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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羅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動機



二、猶太人的宗教主張與叛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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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君士坦丁堡奠基 君士坦丁的政治體系及其成就 軍事紀律和訓練 宮廷財政(300—500 A.D.)



一、君士坦丁堡建城的源起及其形勢(324 A.D.)



二、君士坦丁堡的範圍和主要的建築物(324 A.D.)



三、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結構和所享有的特權(324 A.D.)



四、君士坦丁堡的位階制度和主要等級(330—334 A.D.)



五、執政官和大公的權勢及地位(330—334 A.D.)



六、禁衛軍統領和都城郡守的職責和權柄(330—334 A.D.)



七、行政區域的劃分和行省總督的行政權力(330—334 A.D.)



八、軍事組織的調整和改革及對後世的影響(330—334 A.D.)



九、尚武精神的喪失及蠻族進入帝國軍隊(330—334 A.D.)



十、主要宮廷大臣的職務及其權責(330—334 A.D.)



十一、告發成風及濫施酷刑的狀況(330—334 A.D.)



十二、財產估值詔書的運用和繳納貢金的原則(330—334 A.D.)



十三、丁稅的實施和對通商貿易造成的影響(330—334 A.D.)



第十八章 君士坦丁的性格作風 高盧戰爭 君士坦丁崩殂 帝國分由三個兒子統治 波斯戰爭 內戰 君士坦提烏斯獲得勝利(323—353 A.D.)



一、君士坦丁的性格特質及其行事作風(323—337 A.D.)



二、君士坦丁處死長子克裡斯帕斯之本末(323—337 A.D.)



三、君士坦丁諸子侄之教育和繼承狀況(323—337 A.D.)



四、薩爾馬提亞人的習性、征戰和內遷(331—335 A.D.)



五、君士坦丁崩殂及屠殺血親之殘酷事件(335—337 A.D.)



六、沙普爾稱帝后波斯贏得東方戰爭的勝利(310—350 A.D.)



七、兄弟鬩牆的後果及馬格嫩提烏斯的篡奪(340—350 A.D.)



八、君士坦提烏斯運用合縱連橫之優勢作為(350 A.D.)



九、君士坦提烏斯擊敗馬格嫩提烏斯贏得墨薩會戰(351 A.D.)



十、君士坦提烏斯蕩平內亂之綏靖工作(352—353 A.D.)



第十九章 君士坦提烏斯獨自稱帝 加盧斯之死 尤里安身處險境 尤里安在高盧的勝利(351—360 A.D.)



一、豎閹亂政及對君士坦提烏斯的影響(351—353 A.D.)



二、加盧斯的性格作風和殘酷惡行(351—354 A.D.)



三、加盧斯亂政被黜及遭到處決(354 A.D.)



四、尤里安身處險境仍能力學不懈(355 A.D.)



五、君士坦提烏斯擢升尤里安為愷撒(355 A.D.)



六、君士坦提烏斯巡視羅馬及多瑙河的征戰(357—359 A.D.)



七、沙普爾入侵帝國東部的作戰行動(357—360 A.D.)



八、高盧的危局及尤里安的困境(356—360 A.D.)



九、尤里安在高盧受到掣肘及應變措施(356—360 A.D.)



十、尤里安贏得斯特拉斯堡大捷及後續行動(357—358 A.D.)



十一、尤里安三渡萊茵河戰勝蠻族(357—359 A.D.)



十二、尤里安在高盧的施政作為和對後世的影響(356—360 A.D.)



第二十章 君士坦丁改變信仰的動機、經過及影響 合法建立基督教教會(306—438 A.D.)



一、君士坦丁改變信仰的時間和動機(306—337 A.D.)



二、頒布《米蘭詔書》的始末和主要內涵(313 A.D.)



三、君士坦丁確立君權神授思想的背景(324 A.D.)



四、宗教象徵和發生奇跡的有關事項(324—338 A.D.)



五、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指導和最後的受洗(337 A.D.)



六、基督教教會合法地位的建立和傳播(312—438 A.D.)



七、基督教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區分(312—438 A.D.)



八、基督教神職制度的內容和原則(312—438 A.D.)



第二十一章 異教受到迫害 多納圖斯教派的分裂 阿里烏斯的宗教爭論 君士坦丁及其子統治下教會和帝國的狂亂狀況 異教的寬容(312—362 A.D.)



一、基督教的異端教派受到迫害及產生分裂(312—362 A.D.)



二、三位一體論的哲學淵源和發展經過



三、三位一體論的主要觀點和對基督教的影響



四、基督教有關「本體同一」和「本體相類」的爭論



五、阿里烏斯派主張的教義和擁戴的信條



六、君士坦丁對宗教爭論所持的態度和看法(324—337 A.D.)



七、君士坦提烏斯偏袒阿里烏斯派的行為(337—361 A.D.)



八、阿塔納修斯的宗教熱忱和行事作風(326—373 A.D.)



九、阿塔納修斯多次遭到放逐及赦回(326—373 A.D.)



十、君士坦提烏斯對阿塔納修斯的迫害行動(353—355 A.D.)



十一、宗教爭論引起亞歷山大裡亞大屠殺始末(356 A.D.)



十二、阿塔納修斯逃亡和藏匿的傳奇事跡(356—362 A.D.)



十三、羅馬帝國兩個都城的宗教信仰狀況(356—362 A.D.)



十四、異端教派殘酷和怪誕的宗教狂熱行為



十五、異端教派和宗教爭論造成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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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尤里安在高盧被軍隊擁立為帝 進軍獲得成功 君士坦提烏斯殞於軍中 尤里安的內政修明(360—363 A.D.)



一、君士坦提烏斯逼使尤里安陷入絕境(360 A.D.)



二、尤里安被高盧軍隊擁立為帝之始末(360—361 A.D.)



三、尤里安穩定內部迅速向東方進軍獲得勝利(360—361 A.D.)



四、君士坦提烏斯逝世消弭帝國的內戰(361—362 A.D.)



五、尤里安持身之道及對宮廷的改革(362—363 A.D.)



六、成立法庭審理罪犯及去除前朝的暴政(363 A.D.)



七、尤里安的施政作為及其治國的風格(363 A.D.)



第二十三章 尤里安的宗教信仰 一視同仁的寬容作風 企圖恢復異教的多神崇拜 重建耶路撒冷神廟 運用各種手段對基督徒進行迫害 宗教外衣下的偏袒行為(351—363 A.D.)



一、尤里安的宗教信仰和叛教行為(331—351 A.D.)



二、尤里安的哲學思想和神學體系(351 A.D.)



三、宗教狂熱所形成的寬容政策(361—363 A.D.)



四、恢復異教信仰的具體措施和行動(361—363 A.D.)



五、尤里安在耶路撒冷重建猶太神殿(363 A.D.)



六、迫害基督徒的方法、手段和目標(363 A.D.)



七、安條克的異教神廟和月桂樹林(363 A.D.)



八、聖喬治的事跡和傳奇(356—363 A.D.)



九、阿塔納修斯和亞歷山大裡亞的動亂(362 A.D.)



第二十四章 尤里安進駐安條克 遠征波斯的成就 渡過底格里斯河 尤里安撤軍後崩殂 約維安被推舉為帝 為拯救羅馬軍隊與波斯簽訂喪權條約(314—390 A.D.)



一、尤里安進駐安條克準備波斯戰爭(362 A.D.)



二、安條克概述以及尤里安的作為(362 A.D.)



三、尤里安的進軍部署與內河航運(363 A.D.)



四、尤里安在美索不達米亞的作戰行動(363 A.D.)



五、入侵亞述以及毛蓋馬爾恰的圍攻(363 A.D.)



六、尤里安的將道和底格里斯河渡河之戰(363 A.D.)



七、尤里安的戰爭指導和破釜沉舟的作為(363 A.D.)



八、態勢逆轉下羅馬大軍的撤退行動(363 A.D.)



九、尤里安苦戰重傷及最後崩殂之情況(363 A.D.)



十、約維安被推選為帝及後續的撤退(363 A.D.)



十一、約維安的軟弱以及與波斯的和平談判(363 A.D.)



十二、羞辱的和平條約和尼西比斯的放棄(363 A.D.)



十三、尤里安的葬禮及後世對他的評價(363 A.D.)



第二十五章 約維安的統治與崩殂 瓦倫提尼安繼位為帝，其弟瓦倫斯輔佐，導致帝國的分裂 政教合一統治方式 日耳曼、不列顛、阿非利加、東方地區與多瑙河地區的狀況 瓦倫提尼安崩殂 兩子格拉提安與瓦倫提尼安二世繼承西羅馬帝國(343—384 A.D.)



一、約維安的統治和逝世的狀況(363—364 A.D.)



二、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即位為帝(364 A.D.)



三、西羅馬和東羅馬帝國最後的分治(364 A.D.)



四、普羅科皮烏斯在東部叛亂的行動(365—366 A.D.)



五、嚴厲取締魔法和暴虐的惡行(364—375 A.D.)



六、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寬容政策的頒行(364—375 A.D.)



七、瓦倫斯偏袒阿里烏斯派的宗教迫害(367—378 A.D.)



八、政教合一制度及對教會的嚴格要求(366—384 A.D.)



九、蠻族的入侵和帝國對外的征戰(364—375 A.D.)



十、日耳曼地區的陸上和海岸的蠻族入寇(365—371 A.D.)



十一、在不列顛對蘇格蘭人的綏靖行動(343—370 A.D.)



十二、阿非利加的莠政所產生的後果(366—376 A.D.)



十三、波斯戰爭的結局及有關的事跡(365—384 A.D.)



十四、哥特人的崛起和多瑙河地區的征戰(366—375 A.D.)



十五、瓦倫提尼安的崩殂和格拉提安的接位(375 A.D.)



第二十六章 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匈奴人從中國到歐洲的發展過程 哥特人被迫渡過多瑙河 哥特人之戰 瓦倫斯戰敗殞身 格拉提安舉狄奧多西為東羅馬皇帝 狄奧多西的出身背景和功勳成就 哥特人定居得到和平(365—395 A.D.)



一、羅馬世界天災示警及蠻族狀況(365 A.D.)



二、北方遊牧民族的飲食和居住狀況



三、北方遊牧民族的遊獵和部落的統治



四、匈奴的興起以及對中國的征戰和敗亡(201 B.C—93 A.D.)



五、匈奴人向西遷移及其產生的影響(100—300 A.D.)



六、哥特人被匈奴人擊敗懇求羅馬保護(375—376 A.D.)



七、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遭受嚴苛的待遇(376 A.D.)



八、哥特人叛亂及與羅馬帝國的爭戰(376—377 A.D.)



九、哥特人的聯合行動及羅馬帝國的各項作為(378 A.D.)



十、哈德良堡會戰的始末及後續狀況(378 A.D.)



十一、哥特人圍攻哈德良堡及對帝國的蹂躪(378—379 A.D.)



十二、格拉提安拔擢狄奧多西為東部皇帝(379 A.D.)



十三、狄奧多西贏得哥特戰爭的重大事跡(379—382 A.D.)



十四、安置哥特人在帝國各地及其影響(383—39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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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格拉提安崩殂和狄奧多西的統治 阿里烏斯教派受到打擊 聖安布羅斯的事跡 馬克西穆斯的第一次內戰 狄奧多西的性格作風、治理國事和知錯悔罪 瓦倫提尼安二世殞世 尤金尼烏斯的第二次內戰 狄奧多西駕崩(340—397 A.D.)



一、格拉提安早年的功業和僨事的性格(379—383 A.D.)



二、不列顛的叛變和格拉提安被弒(383—387 A.D.)



三、狄奧多西的受洗和格列高利的任職(340—380 A.D.)



四、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和阿里烏斯派的沒落(380—381 A.D.)



五、狄奧多西頒布詔書迫害異端教派(380—394 A.D.)



六、米蘭大主教安布羅斯的德性善行和處事風格(374—397 A.D.)



七、馬克西穆斯征服意大利和最後的敗亡(387—388 A.D.)



八、評述狄奧多西的文治武功和敗德惡行



九、安條克的叛亂和帖撒洛尼卡的大屠殺(387—390 A.D.)



十、安布羅斯的譴責和狄奧多西的懺悔(388—391 A.D.)



十一、瓦倫提尼安二世的統治和被害身亡(391—394 A.D.)



十二、狄奧多西擊敗尤金尼烏斯贏得內戰勝利(394—395 A.D.)



十三、狄奧多西崩殂後羅馬帝國面臨的危局



第二十八章 異教信仰全面受到查禁 基督教對聖徒和遺物的崇拜(378—420 A.D.)



一、羅馬異教的狀況和摧毀異教的政策(378—395 A.D.)



二、勝利女神祭壇的請願和異教的爭論(384—388 A.D.)



三、羅馬帝國破壞異教廟宇的行動(381—389 A.D.)



四、立法禁止奉獻犧牲和異教最後的絕滅(390—420 A.D.)



五、基督教對聖徒和遺物崇拜的源起



六、基督教對聖徒和遺物崇拜的具體做法



第二十九章 羅馬帝國在狄奧多西兩子繼位後完全分裂 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當政 魯菲努斯和斯提利科統攬大權 吉爾多在阿非利加叛變後被殲(386—398 A.D.)



一、羅馬東西兩個帝國的分治已成定局(395 A.D.)



二、魯菲努斯擅權亂政及殘民以逞的行徑(386—395 A.D.)



三、權臣和豎閹的鬥爭以及立優多克西婭為後(395 A.D.)



四、斯提利科以兩個帝國的保護人自居(385—408 A.D.)



五、斯提利科制裁權臣引起兩個帝國的爭鬥(395 A.D.)



六、吉爾多在阿非利加的叛亂和暴政(386—398 A.D.)



七、阿非利加的戰事和吉爾多兄弟的敗亡(398 A.D.)



第三十章 哥特人反叛 大掠希臘後，在阿拉裡克和拉達蓋蘇斯率領下兩度入侵意大利 斯提利科擊退蠻族 日耳曼人蹂躪高盧 君士坦丁王朝在西羅馬帝國被篡奪的狀況 斯提利科被迫亡身(395—408 A.D.)



一、哥特人的反叛及希臘慘遭蹂躪(395—397 A.D.)



二、東部帝國對蠻族的安撫和蠻族入侵意大利(398—403 A.D.)



三、斯提利科在意大利對蠻族的用兵(403 A.D.)



四、霍諾留巡視羅馬及經營拉文納(400—404 A.D.)



五、日耳曼人大遷移及拉達蓋蘇斯的入寇(405—406 A.D.)



六、日耳曼人入侵高盧所造成的後果(406 A.D.)



七、不列顛的叛亂和君士坦丁的擁立(407—408 A.D.)



八、斯提利科的綏靖行動和產生的影響(404—408 A.D.)



九、奧林庇烏斯的陰謀和斯提利科的覆亡(408 A.D.)



十、霍諾留宮廷對斯提利科親友的迫害(408 A.D.)



第三十一章 阿拉裡克入侵意大利 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對策 羅馬第三度被圍，城破遭受哥特人的暴行掠奪 阿拉裡克之死 哥特人撤離意大利 君士坦丁王朝的沒落 高盧和西班牙為蠻族所據 不列顛的獨立(408—449 A.D.)



一、西部帝國式微導致哥特人入侵意大利(408 A.D.)



二、羅馬在歷史上面對強敵壓境的作為



三、羅馬權貴阿尼西安家族的輝煌事跡



四、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對羅馬的描述



五、羅馬居民的行為習性和人口數量



六、哥特人第一次圍攻羅馬以及退兵與議和(408—409 A.D.)



七、哥特人第二次圍城及擁立阿塔盧斯為帝(409—410 A.D.)



八、第三次圍攻羅馬破城後蠻族之掠奪和義舉(410 A.D.)



九、哥特人撤離羅馬及阿拉裡克之死(410 A.D.)



十、阿道法斯繼位後與羅馬公主結縭(412—414 A.D.)



十一、西部帝國七位僭主之繼起與敗亡(410—417 A.D.)



十二、蠻族入侵西班牙的混戰及瓦裡阿的崛起(409—418 A.D.)



十三、蠻族在高盧的割據局面及對後世的影響(419—420 A.D.)



十四、不列顛的分離和獨立以及高盧行省的聯盟會議(409—449 A.D.)



第三十二章 東羅馬皇帝阿爾卡狄烏斯 優特羅皮烏斯掌權後失勢 蓋納斯之叛 聖克利索斯托受到迫害 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 波斯戰爭與瓜分亞美尼亞(395—460 A.D.)



一、東羅馬皇帝阿爾卡狄烏斯臨朝的狀況(395—408 A.D.)



二、宦官優特羅皮烏斯的弄權與亂政(395—399 A.D.)



三、特裡比基爾德的叛亂和蓋納斯的謀逆(399—400 A.D.)



四、克利索斯托出任都城大主教的作為(398—403 A.D.)



五、克利索斯托遭受迫害和兩次放逐(403—438 A.D.)



六、阿爾卡狄烏斯帝位傳承與普爾喀麗婭當政(408—453 A.D.)



七、狄奧多西二世無為而治的行事作風(414—453 A.D.)



八、優多西婭皇后悲歡離合的傳奇事跡(421—460 A.D.)



九、波斯戰爭的得失與亞美尼亞的滅亡(422—44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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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霍諾留殞身 瓦倫提尼安三世繼位為西羅馬皇帝 母后弄權 埃提烏斯和卜尼法斯的對決 汪達爾人攫取阿非利加(423—455 A.D.)



一、霍諾留逝世後權臣的篡奪和敗亡(423—425A.D.)



二、瓦倫提尼安三世的繼位和母后的攝政(425—455A.D.)



三、阿非利加的叛亂和汪達爾人的入侵(428—429A.D.)



四、卜尼法斯的反抗和聖奧古斯丁的逝世(430A.D.)



五、根西裡克佔領迦太基完成征服大業(431—439A.D.)



六、流傳「七個長眠人」神話故事的本末



第三十四章 匈奴人國王阿提拉的性格作風、征戰成就及其宮廷狀況 狄奧多西二世墜馬身亡 馬西安繼位為帝(376—453 A.D.)



一、匈奴人的興起及在歐洲建國的過程(376—433A.D.)



二、阿提拉的家世出身和性格容貌以及行事風格(433—453A.D.)



三、匈奴人入侵波斯和與東部帝國的征戰(430—441A.D.)



四、遊牧民族對外征戰的策略和相互的比較



五、阿提拉與東部皇帝簽訂和平條約的內容(446A.D.)



六、羅馬人和匈奴人雙方相互派遣使臣的狀況(448A.D.)



七、東部使臣在阿提拉宮廷的所見所聞(448A.D.)



八、東部帝國唆使謀害匈奴國王阿提拉之始末(448A.D.)



九、狄奧多西的死亡以及普爾喀麗亞和馬西安的繼位(450A.D.)



第三十五章 阿提拉進犯高盧，為埃提烏斯率西哥特人所擊退 阿提拉入侵意大利後被迫撤離 阿提拉、埃提烏斯 和瓦倫提尼安三世相繼逝世(419—455 A.D.)



一、埃提烏斯的出身家世以及與蠻族的關係(433—454A.D.)



二、西哥特人和法蘭克人在高盧建立王國的濫觴(419—451A.D.)



三、霍諾裡婭的韻事與阿提拉入侵高盧(451A.D.)



四、埃提烏斯與西哥特人結盟對付匈奴人(451A.D.)



五、沙隆會戰的經過及阿提拉的撤離(451A.D.)



六、阿提拉入侵意大利及威尼斯共和國的建立(452A.D.)



七、阿提拉與羅馬簽訂和約及其逝世的始末(453A.D.)



八、瓦倫提尼安三世謀害埃提烏斯自毀長城(454A.D.)



九、瓦倫提尼安三世的敗德惡行及其被弒(455A.D.)



第三十六章 汪達爾人國王根西裡克垂涎羅馬 西羅馬帝國後繼諸帝為馬克西穆斯、阿維圖斯、馬約裡安、塞維魯斯、安特彌烏斯、奧利布裡烏斯、格列西裡烏斯、尼波斯和奧古斯圖盧斯 西羅馬帝國最後的滅亡 奧多亞克是統治意大利的第一位蠻族國王(439—490 A.D.)



一、汪達爾人掌握海權和馬克西穆斯皇帝的喪命(439—455A.D.)



二、汪達爾人洗劫羅馬以及阿維圖斯在高盧登基(455A.D.)



三、狄奧多里克其人其事及對西班牙的遠征行動(453—466A.D.)



四、裡西默的用權和馬約裡安繼阿維圖斯為帝(456—457A.D.)



五、馬約裡安痛砭時弊的立法和施政方針(457—461A.D.)



六、馬約裡安恢復阿非利加功敗垂成及被迫退位(457—461A.D.)



七、西部帝位的更迭以及對根西裡克的斡旋作為(461—467A.D.)



八、利奧在東部登基的始末和推舉安特彌烏斯為帝(457—474A.D.)



九、基督教興起後羅馬舉行異教慶典的狀況



十、東西兩個帝國合力遠征阿非利加大敗而歸(462—472A.D.)



十一、羅馬元老院行使司法權審判阿瓦達斯(468A.D.)



十二、安特彌烏斯為裡西默所弒及奧利布裡烏斯的興亡(471—472A.D.)



十三、格列西裡烏斯和尼波斯的接位及奧列斯特的崛起(472—476A.D.)



十四、奧多亞克在意大利的勝利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476—490A.D.)



十五、羅馬精神的淪喪和奧多亞克統治意大利的狀況(476—490A.D.)



第三十七章 修院生活的起源、過程及其影響 蠻族信奉阿里烏斯教派皈依基督教 汪達爾人在阿非利加的宗教迫害 阿里烏斯教派在蠻族中遭到禁絕(305—712 A.D.)



一、修院生活的起源以及安東尼的事跡(305A.D.)



二、修院生活的推廣和迅速發展的原因(328—370A.D.)



三、基督教修道院的各種規章制度和生活方式



四、僧侶的分類和苦行僧的行為模式



五、柱頂修士西門的事跡和對後世的影響(395—415A.D.)



六、蠻族皈依基督教和烏爾菲拉斯發揮的作用(360—400A.D.)



七、汪達爾人對阿里烏斯異端的支持和運用(429—530A.D.)



八、汪達爾人在阿非利加的宗教迫害具體事例



九、正統教會的策略失誤和濫用神跡的狀況



十、阿里烏斯教派的衰亡和正統教會的復興(500—700A.D.)



十一、猶太人受到宗教迫害及蠻族皈依的成效(612—712A.D.)



第三十八章 克洛維當政及其改變信仰 戰勝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 在高盧建立法蘭克王國 蠻族的律法 羅馬人的景況 西班牙的西哥特人 撒克遜人佔據不列顛(449—582 A.D.)



一、西羅馬帝國覆滅後高盧所發生的變革(476—536A.D.)



二、墨洛溫王朝克洛維的崛起和對外的征戰(481—496A.D.)



三、克洛維改信正統基督教及對後世的影響(496—497A.D.)



四、克洛維擊敗甘多柏德獲得勃艮第戰爭的勝利(499—532A.D.)



五、克洛維贏得哥特戰爭建立法蘭克王國(507—536A.D.)



六、蠻族的法律原則、司法體系及審判方式



七、蠻族據有高盧後的土地分配和社會狀況



八、高盧的羅馬人在蠻族統治下所受的待遇



九、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建國和施政作為



十、不列顛的變革及撒克遜人的入侵和統治(449—455A.D.)



十一、撒克遜人建立七王聯盟及不列顛的展望(455—528A.D.)



十二、結語



西羅馬帝國衰亡的一般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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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東羅馬皇帝芝諾和阿納斯塔修斯 東哥特人狄奧多里克的家世、教育和功勳 進犯意大利及征服的行動 意大利的哥特王國 西羅馬帝國其餘地區的情況 文人政府的軍事統治 狄奧多里克臨終前的各項舉措(455—526 A.D.)



一、狄奧多里克的出身和東哥特人初期的狀況(455—488 A.D.)



二、狄奧多里克遠征意大利擊敗並殺害奧多亞克(489—493 A.D.)



三、哥特國王在意大利的統治策略和施政作為(493—526 A.D.)



四、狄奧多里克巡視羅馬及意大利的繁榮景象(500 A.D.)



五、蠻族信仰阿里烏斯教義引起的宗教迫害(493—526 A.D.)



六、波伊西烏斯的人品學識和定罪遭到處決(524—525 A.D.)



七、狄奧多里克的崩殂和最後的遺命(526 A.D.)



第四十章 查士丁一世繼位為帝 查士丁尼當政 狄奧多拉女皇 賽車場黨派形成君士坦丁堡動亂的根源 絲織品的貿易和生產 財務和稅收 查士丁尼的大型建築 聖索菲亞大教堂 東羅馬帝的防務和邊界 雅典的學校教育和羅馬的執政官制度遭到淪喪的命運(482—565 A.D.)



一、查士丁一世繼位後清除異己的作為(482—527 A.D.)



二、歷史學家對查士丁尼的描述和評論(527—565 A.D.)



三、狄奧多拉皇后的家世出身和婚姻狀況(527—565 A.D.)



四、狄奧多拉的暴虐凶殘和宗教救濟的行為(527—565 A.D.)



五、賽車場的黨派造成君士坦丁堡的動亂(527—565 A.D.)



六、皇室的縱容包庇引起「尼卡」暴亂的始末(532 A.D.)



七、絲綢對羅馬帝國的影響和後來的發展(527—565 A.D.)



八、東部帝國的稅收及皇帝的貪婪揮霍(527—565 A.D.)



九、帝國大臣約翰作惡多端及其慘痛下場(527—565 A.D.)



十、聖索菲亞大教堂的興建和富麗堂皇的風格(527—565 A.D.)



十一、查士丁尼酷愛工程建設及其重大成果(527—565 A.D.)



十二、伊索裡亞的平服及邊區防線的建立(492—565 A.D.)



十三、波斯的興衰與東部帝國的和戰關係(488—565 A.D.)



十四、查士丁尼廢除雅典學院和執政官制度(527—565 A.D.)



第四十一章 查士丁尼在西羅馬帝國的征戰 貝利薩留的出身家世和最初各次戰役 討伐並降服阿非利加的汪達爾王國 班師凱旋 哥特人的戰事 光復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羅馬 哥特人圍攻羅馬 慘敗後撤走 拉文納獻城 貝利薩留譽滿天下 國內名聲受污慘遭不幸(522—620 A.D.)



一、查士丁尼決定征服阿非利加及當前狀況(523—534 A.D.)



二、貝利薩留的家世經歷及出征的準備工作(529—533 A.D.)



三、羅馬艦隊在海上的航行及阿非利加的登陸(533 A.D.)



四、貝利薩留進軍獲得初期勝利及佔領迦太基(533 A.D.)



五、貝利薩留在特裡卡梅隆會戰擊敗汪達爾國王(533 A.D.)



六、阿非利加的綏靖工作和傑利默的歸順(534 A.D.)



七、貝利薩留的凱旋及汪達爾人最後的敗亡(534 A.D.)



八、所羅門擊敗摩爾人及哥特人保持中立的態(534—620 A.D.)



九、阿馬拉桑夏王后的統治作為和失權被殺(522—535 A.D.)



十、貝利薩留遠征西西里及狄奧達圖斯的示(534—536 A.D.)



十一、貝利薩留進軍意大利光復那不勒斯和羅(537 A.D.)



十二、維提吉斯率軍圍攻羅馬和貝利薩留的出擊(537 A.D.)



十三、哥特人攻城被羅馬人擊退及後續的作戰(537 A.D.)



十四、羅馬遭受封鎖的困苦及東部援軍的到達(537 A.D.)



十五、哥特人撤離羅馬及貝利薩留的追擊行動(538 A.D.)



十六、法蘭克人大舉入寇意大利最後鎩羽而歸(538—539 A.D.)



十七、維提吉斯在拉文納的開城和哥特王國的覆滅(538—539 A.D.)



十八、貝利薩留功高震主及安東妮娜的荒淫暴虐(540 A.D.)



十九、佛提烏受到迫害及貝利薩留羞辱的降服(540 A.D.)



第四十二章 蠻族世界的狀況 倫巴第人在多瑙河安身 斯拉夫人的部族 突厥人的源起，向羅馬帝國派遣使者 突厥人與阿瓦爾人之間的鬥爭 波斯國王努息萬帝號為科斯羅伊斯一世 治國有方與羅馬人發生戰事 科爾克斯之戰 埃塞俄比亞人(500—582 A.D.)



一、羅馬帝國的衰弱和蠻族世界的興(527—565 A.D.)



二、斯拉夫人和保加利加人的入侵行動(527—565 A.D.)



三、突厥人在中亞建國及向外擴張的狀況(545 A.D.)



四、阿瓦爾人與帝國的結盟及突厥人的跟進(558—582 A.D.)



五、波斯的現況及科斯羅伊斯的文治武功(500—579 A.D.)



六、波斯入侵安條克及互有勝負的戰事(533—543A.D.)



七、波斯對黑海的進出及科爾克斯人的處境



八、科爾克斯的歷史發展和反叛羅馬的悔恨(542—549 A.D.)



九、佩特拉的圍攻和拉齊克戰爭的始末(549—556 A.D.)



十、羅馬與波斯的和平談判和條約的簽訂(540—561 A.D.)



十一、阿比西尼亞戰爭及侵略阿拉伯的影(522—533 A.D.)



第四十三章 阿非利加叛亂 托提拉重整哥特王國 羅馬失守與光復 納爾塞斯平定意大利 東哥特人滅亡 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敗北 貝利薩留大獲全勝，令名受污後死亡 查士丁尼的崩殂及其性格和統治 彗星、地震及瘟疫（531—594 A.D.）



一、帝國的暴政引起阿非利加和摩爾人叛變(535—558 A.D.)



二、托提拉的起兵及對意大利的攻略和規劃(540—544 A.D.)



三、貝利薩留的受命和羅馬被圍的攻防作戰(544—548 A.D.)



四、托提拉擊退援軍及羅馬城被內奸出賣(546 A.D.)



五、貝利薩留光復羅馬及被召回後羅馬再度失守(547—549 A.D.)



六、納爾塞斯指揮哥特戰爭的準備及其遠征行動(549—552 A.D.)



七、塔吉那會戰和托提拉的陣亡及哥特王國的絕滅(552—553 A.D.)



八、法蘭克人入侵意大利被納爾塞斯擊敗(553—568 A.D.)



九、保加利亞人對東部的入寇和貝利薩留的勝利(559 A.D.)



十、貝利薩留在晚年遭到的羞辱和最後的死亡(561—565 A.D.)



十一、查士丁尼的崩殂及其性格和統治的蓋棺定論(565 A.D.)



十二、羅馬帝國遭受彗星、地震和瘟疫的天災人禍(531—594 A.D.)



　(一)彗星



　(二)地震



　(三)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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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羅馬的法治概念 君主的法律 十人委員會的《十二銅表法》 人民的法律 元老院的敕令 皇帝和官員的命令 市民的權責 查士丁尼法(527—565 A.D.)



一、王政時代的法律及十人委員會的《十二銅表法》



二、人民立法權的行使以及政府對法律的運用



三、皇帝掌握立法和司法大權後羅馬法律體系的建立



四、法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階段的區分及主要的哲學理念



五、羅馬法學家所樹立的權威以及派系之間的競爭



六、查士丁尼對羅馬法的改革及法典的編纂



七、古代法律精神的喪失以及查士丁尼立法的矛盾



八、羅馬法的「人」：自由人與奴隸、父權與夫權、配偶與婚姻以及監護制度



九、羅馬法的「物」：財產權的建立、繼承和遺囑以及委託人的運用



十、羅馬法的「行為」：承諾、利益和傷害



十一、羅馬法的「罪行和懲處」：刑法的概念、罪行的區分和量刑的標準



十二、基督教對法律的影響及審判程序的確立



十三、羅馬人自我放逐和了斷的精神以及對民法的濫用



第四十五章 查士丁二世當政 阿瓦爾人派遣使者 定居在多瑙河 倫巴第人奪取意大利 接受提比略二世為帝 意大利在倫巴第人及東正教徒控制下的狀況 拉文納的局面 悲慘的羅馬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風範(565—643 A.D.)



一、查士丁二世登極的始末及阿瓦爾人使臣來朝(565—566 A.D.)



二、阿爾波因的英勇事跡及格庇德王國的滅亡(566 A.D.)



三、倫巴第人對意大利的征服及納爾塞斯的逝世(567—570 A.D.)



四、阿爾波因為其妻羅莎蒙德所害和後續的狀況(573 A.D.)



五、查士丁的軟弱及提比略二世的統治和德行(574—582 A.D.)



六、莫裡斯的接位和統治以及意大利的悲慘情況(582—602 A.D.)



七、倫巴第人的語言和習俗以及奧薩裡斯的豪情(584—643 A.D.)



八、羅馬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對使徒聖墓的崇拜(590—604 A.D.)



九、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家世出身及教會統治的影響(590—604 A.D.)



第四十六章 科斯羅伊斯逝世後波斯發生革命 其子霍爾木茲是暴君被廢立 巴赫拉姆篡位 科斯羅伊斯二世經過鬥爭後復位 福卡斯的暴政 赫拉克利烏斯被擁立為帝 波斯戰爭 科斯羅伊斯佔有敘利亞、埃及和小亞細亞 波斯人和阿瓦爾人圍攻君士坦丁堡 波斯人遠征 赫拉克利烏斯的勝利和凱(570—642 A.D.)



一、羅馬與波斯的爭雄以及科斯羅伊斯的征戰和逝世(570—579 A.D.)



二、霍爾木茲的繼位和暴政以及巴赫拉姆的功勳和篡奪(579—590 A.D.)



三、科斯羅伊斯二世獲得羅馬人的支持及其復位的進軍(590—603 A.D.)



四、阿瓦爾人的虎視眈眈及巴伊安台吉的權術和謀略(570—600 A.D.)



五、阿瓦爾戰爭與軍隊的叛亂以及莫裡斯的被弒(595—602 A.D.)



六、福卡斯的暴虐和毀滅以及赫拉克利烏斯的舉兵和稱帝(602—642 A.D.)



七、科斯羅伊斯奪取埃及和東部各行省國勢已臻頂點(603—616 A.D.)



八、赫拉克利烏斯的怠惰以及激起積極的進取精神(610—622 A.D.)



九、赫拉克利烏斯的攻勢準備和對波斯的遠征行動(622—625 A.D.)



十、阿瓦爾人和波斯人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鎩羽而歸(626 A.D.)



十一、赫拉克利烏斯的進軍和尼尼微會戰的勝利(627 A.D.)



十二、科斯羅伊斯二世的遜位被弒以及羅馬與波斯恢復和平(627—628 A.D.)



十三、赫拉克利烏斯的勝利和凱旋以及羅馬帝國的隱憂(628—629 A.D.)



第四十七章 神學史上「道成肉身」的教義 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亞歷山大裡亞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相互敵視 聖西裡爾和聶斯托利 以弗所第三次神學會議 優迪克的異端思想 卡爾西頓的第四次神學會議 政教之間的爭執 查士丁尼的不寬容作為 「三章」的爭論 東方諸教派的狀況 (412—1663 A.D.)



一、基督「道成肉身」的爭論及各教派所秉持的觀點



　(一)伊比奧尼派的神學思想和對基督的崇敬



　(二)幻影派的神性本質和永存不朽的肉體



　(三)塞林蘇斯的兩種性質及對基督人性的肯定



　(四)阿波利納裡斯主張「道成肉身」的神性



　(五)正統教會的神學見解和言辭辯論



二、亞歷山大裡亞教長西裡爾的宗教信念和強勢作為(412—444 A.D.)



三、君士坦丁堡教長聶斯托利異端思想的形成(428—431 A.D.)



四、第一次以弗所大公會議引起東方教派的反對(431 A.D.)



五、宗教戰爭下西裡爾的勝利和聶斯托利的放逐(431—435 A.D.)



六、優迪克的異端邪說和以弗所第二次大會(448—449 A.D.)



七、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和基督教信條的建立(451 A.D.)



八、東部的混亂局面以及「和諧論」和「三聖頌」(451—518 A.D.)



九、查士丁尼的神學思想和正統教會的創立及宗教迫害(519—565 A.D.)



十、「一志論」的爭論與後續各次大公會議的成就(629—681 A.D.)



十一、希臘與拉丁教會的分合以及各教派的狀況



　(一)聶斯托利派向亞洲各地傳教的成效和影響



　(二)雅各派在敘利亞和埃及建立堅固的基礎



　(三)馬龍派的「一志論」觀念及在東部的奮鬥



　(四)亞美尼亞處於羅馬和波斯之間的宗教信仰



　(五)埃及人與科普特人所面臨的宗教動亂狀況(537—661A.D.)



　(六)阿比西尼亞人的宗教問題和耶穌會的建樹(530—163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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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第五卷及第六卷(對應本套書第九至十二冊)的主要內容 從赫拉克利烏斯王朝到拉丁王國的建立，君士坦丁堡希臘諸帝的繼承及其背景(641—1185 A.D.)



一、緒論



二、赫拉克利烏斯王朝(641—717 A.D.)



　(一)赫拉克利烏斯(641 A.D.)、君士坦丁三世(641 A.D.)、赫拉克利納斯(641 A.D.)



　(二)君士坦斯二世(641—668 A.D.)



　(三)君士坦丁四世波戈納圖斯(668—685 A.D.)



　(四)查士丁尼二世(685—711 A.D.)、利奧提烏斯(695—698 A.D.)、提比略三世(698—705 A.D.)



　(五)巴爾達尼斯(711—713 A.D.)、阿納斯塔修斯二世(713—716 A.D.)、狄奧多西三世(716—717 A.D.)



三、伊索裡亞王朝(717—820 A.D.)



　(一)伊索裡亞人利奧三世(717—741 A.D.)



　(二)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羅尼穆斯(741—775 A.D.)



　(三)利奧四世(775—780 A.D.)



　(四)君士坦丁六世(780—797 A.D.)與艾琳(780—802 A.D.)



　(五)尼西弗魯斯一世(802—811 A.D.)、斯陶拉修斯(811 A.D.)、米凱爾一世朗加比(811—813 A.D.)



　(六)亞美尼亞人利奧五世(813—820 A.D.)



四、弗裡吉亞王朝(820—867 A.D.)



　(一)「結巴子」米凱爾二世(820—829 A.D.)



　(二)狄奧菲盧斯(829—842 A.D.)與米凱爾三世(842—867 A.D.)



五、馬其頓王朝(867—1057 A.D.)



　(一)馬其頓人巴西爾一世(867—886 A.D.)



　(二)「哲學家」利奧六世(886—912 A.D.)



　(三)亞歷山大(912—913 A.D.)、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圖斯(911—959 A.D.)、羅馬努斯一世勒卡佩努斯(919—944 A.D.)



　(四)羅馬努斯二世(959—963 A.D.)



　(五)尼西弗魯斯二世福卡斯(963—969 A.D.)



　(六)約翰一世齊米塞斯(969—976 A.D.)



　(七)巴西爾二世(976—1025 A.D.)與君士坦丁八世(1025—1028 A.D.)



　(八)羅馬努斯三世阿吉魯斯(1028—1034 A.D.)、帕夫拉戈尼亞人米凱爾四世(1034—1041 A.D.)、米凱爾五世卡拉法特斯(1041—1042 A.D.)、佐伊和狄奧多拉(1042 A.D.)、君士坦丁九世摩諾馬克斯(1042—1055 A.D.)、狄奧多拉(1055—1056 A.D.)、米凱爾六世斯特拉提奧提庫斯(1056—1057 A.D.)



六、科穆寧王朝(1057—1185 A.D.)



　(一)艾薩克一世科穆尼努斯(1057—1059 A.D.)



　(二)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1059—1067 A.D.)、羅馬努斯四世狄奧吉尼斯(1067—1071 A.D.)、米凱爾七世帕拉皮納西斯(1071—1078 A.D.)



　(三)尼西弗魯斯三世波塔尼阿特斯(1078—1081 A.D.)



　(四)阿歷克塞一世科穆尼努斯(1081—1118 A.D.)



　(五)約翰二世卡洛約哈尼斯(1118—1143 A.D.)



　(六)曼紐爾一世(1143—1180 A.D.)



　(七)阿歷克塞二世(1180—1183 A.D.)、安德洛尼庫斯一世(1183—1185 A.D.)



七、艾薩克二世安吉盧斯登基後的發展(1185 A.D.)



第四十九章 圖像崇拜的儀式及其所受之迫害 意大利和羅馬的叛亂 教皇的世俗主權統治 法蘭克人據有意大利 圖像崇拜的建立 查理曼大帝的性格作風及其加冕 西羅馬帝國的光復及式微 意大利脫離後自主 正式確立日耳曼王朝帝系(726—1378 A.D.)



一、基督教的圖像崇拜和埃德薩的聖像



二、「聖像破壞者」利奧和對僧侶的迫害行動(726—840 A.D.)



三、格列高利二世反對銷毀聖像和意大利的叛亂(727—728 A.D.)



四、倫巴第人向羅馬進擊及丕平的救援行動(730—774 A.D.)



五、丕平和查理曼成為法蘭西的國王和羅馬的大公(751—768 A.D.)



六、加洛林王朝對羅馬教皇的賞賜和回報(751—814 A.D.)



七、兩位女皇在東方恢復和建立聖像的崇拜(780—842 A.D.)



八、東、西兩個帝國的分裂和查理曼大帝的加冕(774—800 A.D.)



九、查理曼大帝的統治方式和行事作風(768—814 A.D.)



十、帝國從法蘭西向外的擴張和遭遇的敵人(768—814 A.D.)



十一、查理曼的繼承人及日耳曼國王奧托的崛起(814—962 A.D.)



十二、東、西兩個帝國的事務和教皇選舉的權責(800—1060 A.D.)



十三、羅馬的政教之爭和意大利王國的建立(774—1025 A.D.)



十四、腓特烈一世和二世的事功及日耳曼諸侯的獨立(1152—1250 A.D.)



十五、日耳曼皇帝查理四世虛有其表的尊榮(1347—1356 A.D.)



第五十章 略述阿拉伯地方及其居民 穆罕默德的家世、風範及其教義 在麥加傳道 逃到麥地那 伊斯蘭用劍傳播教義 阿拉伯人主動皈依和被迫降服 穆罕默德辭世及其繼承人 阿里及其後裔的權勢和機運(569—680 A.D.)



一、阿拉伯半島的地形、氣候和自然狀況



二、阿拉伯人維持獨立的精神和酷愛自由的習性



三、阿拉伯人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



四、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以及外來宗教的影響



五、穆罕默德的家世出身和宗教使命(569—609 A.D.)



六、穆罕默德傳道的基本信念和主要原則



七、《古蘭經》的編纂方式和重大啟示



八、伊斯蘭教的制度、戒律和教義



九、穆罕默德在麥加傳道和被驅逐的始末(609—622 A.D.)



十、穆罕默德逃到麥地那建立發展的基礎和方向(622—632 A.D.)



十一、運用武力推展宗教所獲致的初步成果(623—625 A.D.)



十二、穆罕默德制服猶太人以及麥加的歸順(623—629 A.D.)



十三、阿拉伯半島的綏靖以及與羅馬帝國的衝突(629—632 A.D.)



十四、穆罕默德的逝世和後事的安排(632 A.D.)



十五、穆罕默德的性格作風、私人生活和妻妾後裔



十六、穆罕默德的傳承和哈里發的接位(632—655 A.D.)



十七、穆斯林的教派之爭及阿里的統治(655—660 A.D.)



十八、穆阿維亞出任哈里發和侯賽因的死事(661—680 A.D.)



十九、穆罕默德的偉業和伊斯蘭教的勝利



第五十一章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敘利亞、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 穆罕默德的繼承者建立哈里發帝國 基督教及其他宗教在伊斯蘭教政府統治下所遭受的待遇(632—1149 A.D.)



一、阿拉伯各部族的聯合與對外的發展(632 A.D.)



二、早期幾位哈里發的性格作風和征戰行動



三、阿拉伯人對波斯的入侵和征服(632—710 A.D.)



　(一)卡迭西亞會戰和巴士拉的建城(636 A.D.)



　(二)邁達因的洗劫和建設庫法為都城(637 A.D.)



　(三)波斯全境的平服及向西亞的進擊(637—710 A.D.)



四、阿拉伯人對敘利亞的征戰行動(632—655 A.D.)



　(一)阿布·伯克爾對外征戰的政策宣示(632 A.D.)



　(二)哈立德對波斯拉和大馬士革的圍攻(632—633 A.D.)



　(三)埃茲納丁會戰和大馬士革再度被圍(633—634 A.D.)



　(四)攻佔大馬士革及和平條約的簽訂(634 A.D.)



　(五)圍攻埃米薩和葉爾穆克會戰(635—636 A.D.)



　(六)攻佔耶路撒冷、阿勒頗和安條克(637—638 A.D.)



　(七)赫拉克利烏斯的敗逃和敘利亞的底定(633—639 A.D.)



　(八)征服敘利亞以後向外發展(639—655 A.D.)



五、阿姆魯對埃及的征服及其施政作為(638—641 A.D.)



　(一)阿姆魯的出身和性格及對埃及的入侵(638 A.D.)



　(二)孟斐斯和開羅的攻取及科普特人的歸順(638 A.D.)



　(三)亞歷山大裡亞的圍攻和圖書館的毀滅(639—641 A.D.)



　(四)阿姆魯在埃及的施政作為和富裕的狀況



六、阿拉伯人對阿非利加的入侵和征服(647—709 A.D.)



　(一)阿卜杜勒首次入侵和後續的勝利(647—665 A.D.)



　(二)薩拉森人的發展狀況和凱羅安的建立(665—689 A.D.)



　(三)迦太基的攻佔和阿非利加最後的征戰(692—709 A.D.)



七、西班牙的攻略和哥特王國的覆滅(709—714 A.D.)



　(一)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的起因和當時的狀況(709 A.D.)



　(二)阿拉伯人的登陸行動和進軍過程(710—711 A.D.)



　(三)穆薩征服西班牙及失勢被黜的本末(712—714 A.D.)



　(四)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統治下的繁榮局面



八、伊斯蘭教的信仰自由和祆教的沒落消散



九、基督教在阿非利加的絕滅和寬容精神的興起(749—1149 A.D.)



十、阿拉伯人建立龐大的哈里發帝國(718 A.D.)



譯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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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阿拉伯人兩次圍攻君士坦丁堡 進犯法蘭西為「鐵錘」查理擊退 倭馬亞和阿拔斯兩個王朝的內戰 阿拉伯的學術和知識 哈里發的奢侈豪華生活 對克里特、西西里和羅馬的海上事業 哈里發帝國的分裂和式微 希臘諸帝的敗北和勝利(668—1055 A.D.)



一、阿拉伯人第一次圍攻君士坦丁堡及和約的簽訂(668—677 A.D.)



二、第二次圍攻君士坦丁堡和希臘火的運用(716—718 A.D.)



三、阿拉伯人進犯法蘭西的遠征和勝利(721—731 A.D.)



四、「鐵錘」查理在普瓦提埃會戰擊敗薩拉森人(732 A.D.)



五、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和西班牙的反叛(746—755 A.D.)



六、哈里發的窮極奢華以及對社會的影響(750—960 A.D.)



七、阿拉伯人的知識、思想、科學和藝術(754—813 A.D.)



八、哈倫·拉希德對抗羅馬帝國的戰爭(781—805 A.D.)



九、阿拉伯人佔領克里特和西西里(823—878 A.D.)



十、薩拉森人入侵羅馬和利奧四世的勝利(846—852 A.D.)



十一、穆塔辛和狄奧菲盧斯在阿摩裡烏姆的戰事(838 A.D.)



十二、阿拔斯王朝三大衰亡因素及造成的結局(841—936 A.D.)



十三、獨立王朝相繼崛起和哈里發的敗亡(800—1055 A.D.)



十四、希臘人的反攻和兩位皇帝在東方的征戰(960—975 A.D.)



第五十三章 東羅馬帝國在10世紀所面對的狀況 疆域的擴張和縮減 財政和稅收 君士坦丁堡的宮殿 頭銜和職稱 皇帝的尊榮和權勢 希臘人、阿拉伯人和法蘭克人的戰術 拉丁語文的式微 希臘語文的研習曲高和寡(733—988 A.D.)



一、希臘帝國在10世紀時的一般狀況和主要缺失



二、希臘帝國的疆域劃分以及財富和人口



三、伯羅奔尼撒的社會和種族的動亂以及絲織品的生產



四、希臘帝國的歲入以及皇帝的盛大排場和奢侈生活



五、皇室的封號和頭銜以及宮廷、政府和軍隊的職位



六、皇帝的尊榮和權勢以及對使臣的接待



七、皇室與異族通婚的狀況和幾個主要案例(733—988 A.D.)



八、皇帝的專制權力和加冕典禮的效忠宣誓



九、希臘人、薩拉森人和法蘭克人的軍事力量



　(一)希臘人的水師和對地中海的控制



　(二)希臘人的軍事特性和戰術戰法



　(三)薩拉森人的軍事特性和戰術戰法



　(四)法蘭克人和拉丁人的軍事特性和戰術戰法



十、拉丁語文的式微和黑暗時代的來臨



十一、希臘的知識和學術在東部帝國的復興



十二、希臘文化衰退的原因在於缺乏必要的競爭



第五十四章 保羅教派的起源和教義 希臘諸帝迫害，引起亞美尼亞等地之反抗 在色雷斯生根成長 向帝國以西傳播 對宗教改革發生極大的影響(650—1200 A.D.)



一、保羅教派的起源和教義以及與祆教和摩尼教的關係(650 A.D.)



二、希臘皇帝的迫害行動和保羅教派在亞美尼亞的反叛(845—880 A.D.)



三、保羅教派移植到色雷斯以及向意大利和法蘭西的傳播(750—1200 A.D.)



四、基督教宗教改革的發端、特質和後續影響



第五十五章 保加利亞人與匈牙利人的起源、遷移和定居 在東西兩個帝國之內到處襲擾 俄羅斯君主政體 地理和貿易 俄羅斯人反抗希臘帝國的戰爭 蠻族的宗教皈依(640—1100 A.D.)



一、保加利亞人的遷徙和最早建立的王國(640—1017 A.D.)



二、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的遷徙以及共同的先世(884—900 A.D.)



三、匈牙利人的建國和「捕鳥者」亨利的勝利(889—972 A.D.)



四、俄羅斯君主國的起源以及瓦蘭吉亞人的事跡(839—862 A.D.)



五、俄羅斯人進犯君士坦丁堡的4次海上遠征(815—1043 A.D.)



六、斯瓦托斯勞斯的統治及其戰敗的始末(955—973 A.D.)



七、俄羅斯人的皈依和基督教向北部地區的發展(800—1100 A.D.)



第五十六章 意大利的薩拉森人、法蘭克人和希臘人 諾曼人開始侵襲及拓殖 阿普利亞公爵羅伯特·吉斯卡爾的作風和征戰 其弟羅傑解救西西里 羅伯特對抗東羅馬和西羅馬的皇帝獲勝 西西里國王羅傑進犯阿非利加和希臘 皇帝曼努埃爾一世 希臘人和諾曼人的戰爭 諾曼人的滅亡(840—1204 A.D.)



一、薩拉森人、法蘭克人和希臘人在意大利的衝突(840—1017 A.D.)



二、諾曼人在意大利的興起和在西西里的行動(1016—1043 A.D.)



三、諾曼人在阿普利亞的統治和利奧九世的遠征(1046—1054 A.D.)



四、羅伯特·吉斯卡爾的家世、性格、抱負和成就(1020—1085 A.D.)



五、羅伯特之弟羅傑伯爵征服西西里(1060—1090 A.D.)



六、羅伯特入侵東部帝國和對都拉斯的圍攻(1081 A.D.)



七、阿歷克塞的進擊和都拉斯會戰所產生的後果(1081—1082 A.D.)



八、亨利三世的出兵以及羅伯特第二次遠征和逝世(1081—1085 A.D.)



九、羅傑在西西里登基為王及對阿非利加和希臘的征戰(1101—1154 A.D.)



十、曼努埃爾對意大利的綏靖及最後的和平(1155—1185 A.D.)



十一、威廉一世和二世的統治以及諾曼人的絕滅(1154—1204 A.D.)



第五十七章 塞爾柱土耳其人 起兵反叛印度征服者馬哈茂德蘇丹 托格魯爾平定波斯保護哈里發 阿爾普·阿斯蘭擊敗東羅馬皇帝狄奧吉尼斯將其俘虜 馬立克沙王的權力和功績 奪取小亞細亞和敘利亞 耶路撒冷的情勢及鎮壓 朝拜聖地(638—1152 A.D.)



一、土耳其蘇丹馬哈茂德的崛起和偉大的事功(997—1028 A.D.)



二、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遷移過程和征戰行動(980—1038 A.D.)



三、塞爾柱王朝創始者托格魯爾·貝格的性格與作風(1038—1152 A.D.)



四、阿爾普·阿斯蘭的出兵以及與羅馬帝國的衝突(1050—1072 A.D.)



五、羅馬努斯四世的遠征以及馬拉茲克德會戰(1068—1071 A.D.)



六、阿爾普·阿斯蘭的勝利和最後的死亡(1071—1072 A.D.)



七、馬立克建立繁榮的帝國和逝世後帝國分裂(1072—1092 A.D.)



八、索利曼據有小亞細亞以及塞爾柱人的羅姆王國(1074—1084 A.D.)



九、土耳其人佔領耶路撒冷引起基督徒的十字軍東征(638—1099 A.D.)



譯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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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十字軍的起源及兵力 拉丁君王的出身背景 進軍君士坦丁堡 希臘皇帝阿歷克塞的政策 法蘭克人奪取尼斯、安條克和耶路撒冷 解救聖地 布永公爵戈弗雷在耶路撒冷即位為王 建立拉丁王國(1095—1369 A.D.)



一、十字軍的起源與教皇烏爾班的宗教會議(1095A.D.)



二、十字軍東征的正義原則、主要動機和後續影響



三、十字軍的先期行動及所遭遇的苦難(1096A.D.)



四、主要領袖人物的出身、背景、性格和作為



五、中世紀歐洲騎士制度的濫觴和主要的內涵



六、第一次十字軍向君士坦丁堡的進軍(1096—1097A.D.)



七、阿歷克塞對十字軍的策略和處理方式(1097A.D.)



八、十字軍的兵力數量和對尼斯的圍攻(1097A.D.)



九、多里利烏姆會戰及鮑德溫建立埃德薩公國(1097—1151A.D.)



十、安條克的攻防及十字軍所遭遇的艱困和災難(1097—1098A.D.)



十一、聖矛的傳奇事件以及對敵作戰激起旺盛的士氣(1098A.D.)



十二、法蘭克人進軍以及對耶路撒冷的圍攻與征服(1098—1099A.D.)



十三、推選戈弗雷為耶路撒冷國王及統治的狀況(1099—1187A.D.)



十四、《耶路撒冷條例》的頒布和法律體制的創立(1099—1369A.D.)



第五十九章 希臘帝國保存實力 第二次及第三次十字軍的兵員數量、經過路線與進展情形 聖伯納德 薩拉丁在埃及和敘利亞的統治 奪回耶路撒冷 海上十字軍 英格蘭的理查一世 教皇英諾森三世以及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軍 皇帝腓特烈二世 法蘭西路易九世以及最後兩次十字軍 拉丁王國的法蘭克人被馬穆魯克驅離(1091—1517 A.D.)



一、希臘皇帝阿歷克塞的策略運用與影響(1097—1118A.D.)



二、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軍的陸上行動和兵力狀況(1147—1189A.D.)



三、希臘帝國的暗中掣肘以及與土耳其人的戰事(1147—1189A.D.)



四、十字軍的宗教狂熱和聖伯納德的倡導作為(1091—1153A.D.)



五、伊斯蘭的反擊與土耳其人征服埃及的行動(1127—1169A.D.)



六、薩拉丁的人品德行、統治風格和建立帝國(1171—1193A.D.)



七、第三次十字軍的海上增援和對亞克的圍攻(1188—1191A.D.)



八、英格蘭的「獅心王」理查德在巴勒斯坦的作戰(1191—1193A.D.)



九、英諾森三世發起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198—1216A.D.)



十、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二世實踐誓言獲致的成就(1228—1243A.D.)



十一、法蘭西國王聖路易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十字軍東征(1248—1270A.D.)



十二、馬穆魯克的掌權及驅逐拉丁王國的法蘭克人(1250—1517A.D.)



第六十章 希臘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君士坦丁堡的情況 保加利亞人作亂 艾薩克·安吉盧斯被弟弟阿歷克塞推翻 第四次十字軍的起源 艾薩克之子與法蘭西和威尼斯聯盟 兩國的海軍遠征君士坦丁堡 兩次圍攻最後被拉丁人奪取城市(697—1204 A.D.)



一、希臘人和拉丁人的民族仇恨和宗教分裂(857—1200A.D.)



二、艾薩克統治的惡行和被其弟篡權的本末(1185—1203A.D.)



三、發起第四次十字軍獲得法蘭西貴族的支持(1198A.D.)



四、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和對外貿易的狀況(697—1200A.D.)



五、法蘭西和威尼斯為十字軍東征而結盟(1201—1202A.D.)



六、十字軍幫助希臘皇子阿歷克塞復位的協議(1202—1203A.D.)



七、君士坦丁堡第一次被拉丁人圍攻和佔領(1203A.D.)



八、艾薩克皇帝復位後無法履約所引起的紛爭(1203A.D.)



九、穆爾佐菲烏斯的篡位及第二次的圍攻作戰(1204A.D.)



十、十字軍洗劫君士坦丁堡及希臘人的悲慘命運(1204A.D.)



十一、拜占庭的青銅雕像和書籍文物遭到毀棄(1204A.D.)



第六十一章 帝國為法蘭西和威尼斯瓜分 法蘭德斯人和教廷派出五位拉丁皇帝 拉丁帝國的貧困和衰弱 希臘人光復君士坦丁堡十字軍的後續狀況 (1020—1261 A.D.)



一、鮑德溫一世的推選和登基以及帝國之瓜分(1204A.D.)



二、尼斯、特拉布宗和伊庇魯斯建立希臘政權(1204—1222A.D.)



三、保加利亞的戰事及鮑德溫的敗北和死亡(1205A.D.)



四、亨利的臨危用事與改變統治作風的始末(1206—1216A.D.)



五、科特尼的彼得與其子羅伯特的不幸下場(1217—1228A.D.)



六、約翰極其光榮的戰績及鮑德溫二世的稱帝(1228—1261A.D.)



七、希臘人大舉進擊驅逐拉丁人光復君士坦丁堡(1237—1261A.D.)



八、七次十字軍東征產生的結果和對後世的影響



九、埃德薩、法蘭西和英格蘭的科特尼家族史(1020—1152A.D.)



第六十二章 尼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皇帝 帕拉羅古斯繼位為帝 與教皇和拉丁教會的結盟以失敗收場 設計反叛行動對付安茹的查理 西西里的叛變加泰蘭人在亞細亞和希臘的戰事 雅典的革命及當前的情況(1204—1456 A.D.)



一、希臘帝國在尼斯流亡政權的積極作為(1204—1259A.D.)



二、帕拉羅古斯的稱帝與君士坦丁堡的光復(1260—1261A.D.)



三、約翰·拉斯卡裡斯的被害和兇手的懲處(1261—1314A.D.)



四、米凱爾七世的統治和東西兩個教會的聯合(1259—1332A.D.)



五、安茹家族的查理據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1266—1270A.D.)



六、希臘皇帝煽動西西里的叛變和查理的敗北(1280—1282A.D.)



七、加泰蘭人在希臘帝國的服務和從事的戰爭(1303—1307A.D.)



八、雅典的墮落和革命以及當前所面臨的狀況(1204—1456A.D.)



第六十三章 內戰使得希臘帝國殘破不堪 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安德洛尼庫斯三世及約翰·帕拉羅古斯的當政 坎塔庫澤努斯的攝政、反叛、即位及廢立 在佩拉建立熱那亞殖民區 與帝國和君士坦丁堡市府之間的戰事(1261—1391 A.D.)



一、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當政及迷信的時代(1282—1320A.D.)



二、安德洛尼庫斯家族祖孫之間的三次內戰(1320—1325A.D.)



三、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的退位及其孫的統治(1328—1341A.D.)



四、約翰五世的繼位和坎塔庫澤努斯的當政(1341—1391A.D.)



五、坎塔庫澤努斯的攝政、反叛、即位和廢立(1341—1355A.D.)



六、塔波山發射神秘的光芒引起宗教的爭論(1341—1351A.D.)



七、熱那亞的殖民和貿易及與希臘人的戰事(1261—1352A.D.)



第六十四章 成吉思汗率領蒙古人從中國到波蘭的征戰 君士坦丁堡和希臘人的避戰 奧斯曼土耳其人源於比提尼亞 奧斯曼、烏爾汗、穆拉德一世及 巴耶塞特一世的統治和勝利 土耳其君主政體在亞洲和歐洲的奠基和發展 君士坦丁堡和希臘帝國的大禍臨頭(1206—1523 A.D.)



一、成吉思汗崛起的背景及法律和宗教的觀點(1206—1227A.D.)



二、成吉思汗率領蒙古人從中國到波蘭的征戰(1210—1227A.D.)



三、蒙古大汗對宋、金以及鄰國的用兵(1227—1279A.D.)



四、蒙古人西進攻略波斯、俄羅斯和歐洲諸國(1235—1258A.D.)



五、蒙古人的統一和分裂及被中國同化的過程(1227—1368A.D.)



六、希臘帝國和君士坦丁堡逃過蒙古人入侵(1240—1304A.D.)



七、奧斯曼的起源以及奧斯曼的入寇和統治(1240—1326A.D.)



八、烏爾汗征服比提尼亞和建立奧斯曼帝國(1310—1523A.D.)



九、穆拉德一世建立「新軍」和對歐洲的戰事(1360—1389A.D.)



十、巴耶塞特一世在歐亞兩洲的進軍和勝利(1389—1403A.D.)



十一、兩位皇帝治下極其悲慘和衰弱的希臘帝國(1355—1425A.D.)



譯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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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帖木兒在撒馬爾罕稱帝 征服波斯、格魯吉亞、韃靼、俄羅斯、印度、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 在土耳其的戰事 巴耶塞特戰敗被俘 帖木兒逝世 巴耶塞特諸子之間的內戰 穆罕默德一世重建土耳其王朝 穆拉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1361—1451 A.D.)



一、帖木兒的出身家世、冒險事跡和建立權勢(1361—1370 A.D.)



二、帖木兒對波斯、突厥斯坦和印度斯坦的征服(1370—1400 A.D.)



三、亞洲西部的征服行動和入侵奧斯曼帝國(1400—1401 A.D.)



四、安哥拉之戰以及巴耶塞特的敗北和被俘(1402 A.D.)



五、帖木兒用鐵籠囚禁巴耶塞特的狀況和說法(1402—1403 A.D.)



六、帖木兒的凱旋和最後逝世於出征中國的途中(1403—1405 A.D.)



七、帖木兒的行事風格、歷史評價和及於後世的影響



八、巴耶塞特諸子的鬩牆之爭和奧斯曼帝國的統一(1403—1451 A.D.)



九、希臘帝國的狀況和穆拉德圍攻君士坦丁堡(1402—1448 A.D.)



十、奧斯曼帝國的世襲繼承權以及新軍的教育和訓練



第六十六章 東方諸帝求助於教皇 約翰一世、曼紐爾、約翰二世訪問西歐 在巴西爾會議的鼓舞下，經過費拉拉和佛羅倫薩兩次會議獲得結論，希臘教會和拉丁教會要合併 君士坦丁堡的文學和藝術 希臘流亡人士有助意大利發生文藝復興 拉丁人的求知慾和競爭心(1339—1500 A.D.)



一、安德羅尼庫斯三世遣使對教皇的遊說和承諾(1339 A.D.)



二、希臘帝國兩位皇帝與教皇的談判和訂約(1348—1355 A.D.)



三、希臘皇帝約翰·帕拉羅古斯及其子訪問歐洲(1369—1402 A.D.)



四、希臘人在15世紀對歐洲各國的認識和描述(1400—1402 A.D.)



五、曼紐爾對拉丁人的冷淡態度和個人動機(1402—1437 A.D.)



六、拉丁教會的敗壞和分裂及對希臘帝國的爭取(1377—1437 A.D.)



七、東部皇帝參加大公會議的本末和爾後的影響(1437—1438 A.D.)



八、舉行兩次大公會議共同的結論是教會的聯合(1438—1439 A.D.)



九、教皇尤金尼烏斯四世的勝利以及教會獲得和平(1438—1440 A.D.)



十、希臘語在東部的運用以及與拉丁語的比較(1300—1453 A.D.)



十一、希臘文化在意大利的復興過程和基礎的奠定(1339—1415 A.D.)



十二、教皇貝薩裡翁全力促進意大利的文藝復興(1400—1500 A.D.)



十三、拉丁人在文藝方面的進步和古代學術的影響(1428—1492 A.D.)



第六十七章 希臘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穆拉德二世的治術和風格 匈牙利國王拉底斯勞斯的十字軍運動 戰敗被殺 斯坎德貝格 東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羅古斯(1421—1467 A.D.)



一、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現況比較和宗教分裂(1440—1448 A.D.)



二、穆拉德二世的統治特色以及性格作風(1421—1451 A.D.)



三、尤金尼烏斯和拉底斯勞斯聯合對抗土耳其人(1443 A.D.)



四、基督徒違反和平條約以及瓦爾納會戰的成敗(1444 A.D.)



五、十字軍運動的英雄人物朱利安和哈尼阿德斯(1444—1456 A.D.)



六、阿爾巴尼亞君王斯坎德貝格的家世、教育和反叛(1404—1467 A.D.)



七、東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羅古斯(1448—1453 A.D.)



第六十八章 穆罕默德二世的文治武功和行事風格 君士坦丁堡在圍城和攻擊之後為土耳其人所奪取 君士坦丁·帕拉羅古斯戰死 東羅馬帝國滅亡 全歐震驚 穆罕默德二世的征戰和崩殂(1451—1481A.D.)



一、穆罕默德二世的性格作風和統治狀況(1451—1481 A.D.)



二、穆罕默德的敵對意圖和修建要塞控制海峽(1451—1453 A.D.)



三、土耳其人進行圍攻的準備和巨炮的鑄造和試射(1452—1453 A.D.)



四、君士坦丁堡受到圍攻的態勢和雙方的兵力(1453 A.D.)



五、希臘和拉丁兩個教會聯合的幻滅和宗教的狂熱(1452 A.D.)



六、穆罕默德圍攻君士坦丁堡及兩軍的攻防作戰(1453 A.D.)



七、西部海上增援的勝利和穆罕默德的應對策略(1453 A.D.)



八、土耳其人發起全面攻擊以及希臘皇帝的陣亡(1453 A.D.)



九、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及燒殺擄掠的狀況(1453 A.D.)



十、穆罕默德二世的入城及希臘貴族豪門的行為(1453 A.D.)



十一、希臘王朝的絕滅及歐洲的悲傷和恐懼(1453—1481 A.D.)



第六十九章 12世紀以後羅馬的狀況 教皇對俗世的統治權 城市的暴動產生政治異端思想 恢復共和國的行動 元老院議員 自傲的羅馬人 與附近城市之間的戰事 剝奪教會選舉教皇和出任的權利，迫使教皇到阿維尼翁避難 大赦年 羅馬的貴族世系(1086—1500 A.D.)



一、12世紀羅馬的革命以及與西部諸國的關係(800—1500 A.D.)



二、教皇在羅馬的權威以及迷信行為的變化無常(1100—1500 A.D.)



三、格列高利七世及後續諸位教皇所面臨的困境(1086—1305 A.D.)



四、政治異端阿諾德恢復共和國的作為和下場(1140—1155 A.D.)



五、重建元老院和卡皮托及隨之而來的諸般舉措(1144 A.D.)



六、勃蘭卡勒翁和查理的崛起以及對爾後的影響(1252—1328 A.D.)



七、羅馬人對日耳曼皇帝的談話及所獲得的反應(1144—1155 A.D.)



八、羅馬與鄰近城市的戰爭和意大利的分裂狀況(1167—1234 A.D.)



九、教皇選舉制度的建立及被迫離開羅馬的始末(1179—1303 A.D.)



十、教廷遷往法蘭西的阿維尼翁以及大赦年的實況(1300—1350 A.D.)



十一、羅馬的貴族豪門及他們之間發生的世仇宿怨



第七十章 彼特拉克的性格和加冕 護民官裡恩齊要恢復羅馬的自主權和治理權 他的德行和缺失，被驅逐出境以及後來的死亡 教皇從阿維尼翁返回羅馬 西歐的教會發生重大的分裂 拉丁教會的統一 羅馬人為爭自由做最後的奮鬥 羅馬法 終於成為教會國家(1304—1590 A.D.)



一、彼特拉克的性格及成為桂冠詩人在羅馬加冕(1304—1374 A.D.)



二、護民官裡恩齊的家世出身、行事風格和政治活動(1347 A.D.)



三、羅馬共和國的自由繁榮以及對意大利的期許(1347 A.D.)



四、裡恩齊的惡行、缺失和獲得騎士位階的盛大排場(1347 A.D.)



五、羅馬貴族的畏懼和痛恨以及武力的反抗行動(1347 A.D.)



六、護民官裡恩齊的沒落、逃亡、囚禁、復位和死亡(1347—1354 A.D.)



七、教廷從阿維尼翁遷回羅馬的行動及產生的後果(1355—1378 A.D.)



八、西部的宗教分裂、聯合談判以及大公會議(1378—1418 A.D.)



九、羅馬的成文法和政府以及內部的叛亂和騷動(1453 A.D.)



十、教皇獲得羅馬的絕對統治權和教會政府的建立(1500—1590 A.D.)



第七十一章 羅馬的廢墟在15世紀時的景觀 衰敗和殘破的四點理由 以圓形競技場為例 城市的重建 本書的結論(1332—1430 A.D.)



一、波吉烏斯在15世紀對羅馬的描述(1430 A.D.)



二、羅馬殘破和衰敗最主要的4個因素



三、圓形競技場經歷的滄桑與保存的狀況(1332 A.D.)



四、歷史的回顧及羅馬城的重建和修飾(1420 A.D.)



最後的結論



譯名表



全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圖冊



導讀



一、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生平



二、吉本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經過及背景



三、《羅馬帝國衰亡史》內容概要及評述



四、延伸閱讀和補充資料



五、結語



譯者說明




 全譯羅馬帝國衰亡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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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本序

余擇定主題，戮力以赴，容有不當之處，尚請見諒，然述史乃藏諸名山之事，絕不敢譁眾取寵，嘵嘵不休，有瀆諸君清聽。值此《羅馬帝國衰亡史》首捲出版之際，就余著述之構想，聊為數語。

偉哉羅馬，舉世所譽，經此變革，雖毀猶榮，僅將千三百年之衰亡，區分三期以述之。

其一起於圖拉真至安東尼家族當政，帝國之勢力與威望臻於鼎盛，難免日中則昃之危，覆滅西部帝國雖為日耳曼與西徐亞蠻族，亦為歐洲現代文明國家之先世，變局之劇烈直至羅馬之權勢為哥特之君王取代而後已，結束之期當為6世紀初葉。

其二概述查士丁尼即位，明法教戰，復興東羅馬帝國之基業；及於倫巴第人入侵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亞非兩洲之行省，伊斯蘭教之崛起與傳播，君士坦丁堡之內憂外患，查理曼大帝建立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時為公元800年左右。

其三歷時最長，達六個半世紀，首述西部帝國重建，迄君士坦丁堡失陷於土耳其人，墮落之王朝遭受絕滅之命運，語言與習俗承古代羅馬之餘蔭，唯其統治僅限於一城耳，述史難免涉及十字軍之盛衰，希臘帝國慘遭蹂躪之始末，且余出於癖好，不免爬梳中世紀羅馬之前塵往事。

余將首卷倉卒付梓，差錯在所難免，勉力完成開宗明義之前部，第二卷則要將安東尼至西羅馬帝國覆亡這一令人難忘的時期，作一完整之述著。後續各卷僅存奢望，成敗不敢斷言，欲照構想行事，治古代史與現代史為一體，則有待上蒼厚愛，賜余多年之健康、閒暇與堅毅耳。

愛德華·吉本述於倫敦本廷克街

1776年2月1日


 第一章 羅馬帝國在安東尼時代的軍事和疆域(98—180 A.D.)

公元2世紀的羅馬帝國，據有世上最富饒美好的區域，掌握人類最進步發達的文明。自古以來聲名不墜而且紀律嚴明的勇士，防衛著這個帝國遼闊的疆域。法律和習俗雖溫和，卻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逐漸將各行省融合成為整體。享受太平歲月的居民盡情揮霍先人遺留的財富和榮光，從表面看來共和體制似乎仍受到尊敬和推崇，國家主權似乎仍舊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實際上，執政治國的大權已全部授給皇帝。　

這段大約80年的太平盛世，有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和先後兩位安東尼皇帝，他們均能以才治國，以德撫人。

本章及以下兩章敘述了帝國的聲威。之後，隨著馬可·安東尼的崩殂，國勢如江河之日下，陵夷滿目以至於萬劫不復，此一重大變革仍為當今世界各國所記憶猶新。


 一、奧古斯都在位時的羅馬帝國

羅馬對外重大的征討作戰均在共和時期完成。後繼各朝的皇帝依賴元老院的政策、執政官的好勝心以及人民的尚武精神，大多僅滿足於維持疆域。

羅馬建國最初的700年中，憑借傲世的武功獲取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到了奧古斯都當政，才放棄吞併世界的雄心，用穩健的作風主導政策，並將這種精神在公眾會議中表露無遺。因稟賦和環境的影響，奧古斯都養成愛好和平的習性，同時也不難發覺羅馬已處於巔峰狀態，雖然無須畏懼戰爭，也不必把一切軍國大事全部訴諸武力解決。此外，遠地作戰的艱苦情勢與日俱增，使得勝敗未能預料，戰爭所導致的後果，是愈來愈多的動亂與愈來愈少的利益。

奧古斯都有豐富的征戰經驗，在經過深思熟慮的評估以後，他確信，對於無法制服的蠻族只要稍作讓步，仍能保持羅馬的安全和尊嚴。所以不必讓他的臣民和軍隊冒著帕提亞人的矢石再度交戰，他寧願簽訂保持顏面的條約，讓對方歸還在克拉蘇的一次敗仗中所失去的鷹幟和被俘的官兵。
[1]



奧古斯都當政初期，有將領主張要把埃塞俄比亞和阿拉伯·費利克斯
[2]

 納入版圖，他們千里行軍到達南部熱帶地區，
[3]

 炎酷的天候擊敗了入侵的羅馬軍隊，使得僻遠地區不諳戰爭的土著免於刀兵的災禍。歐洲北部的國家並不值得勞師動眾去征服，日耳曼的森林和沼澤地帶，居住著孔武有力的蠻族，他們為了自由寧願捨棄生命，
[4]

 在和羅馬人初次接觸時，似乎是屈服在軍團的優勢武力之下，等到背水一戰時，卻又能奮勇求勝，重獲獨立自主。這使得奧古斯都感到氣數態勢的變化難以預料，一直耿耿於懷。
[5]



奧古斯都崩殂後，遺囑在元老院公開宣讀，給繼位者留下極珍貴的指示。羅馬帝國疆域西到大西洋、北至萊茵河和多瑙河、東以幼發拉底河為界、南抵阿拉伯和阿非利加
[6]

 的沙漠，把大自然的地理限製作為永久的防線和邊界。

人性好逸惡勞，原本無可厚非，明智的奧古斯都為了人類的安寧而提出的懷柔政策，竟被他的心存畏懼及惡習纏身的繼任者全盤接受。最初幾位當政者，不是一味追求奢華淫樂，就是暴虐無道殘民以逞，很少視導部隊和巡幸行省。因為自己怠惰而忽略武事，又怕驍勇善戰的部將作戰凱旋，以致功高震主篡奪帝座，所以把建立事功當成對君權的無禮侵犯。每一位羅馬將領率軍在外，都小心翼翼以守土為職責所在，不願征討蠻族，以免惹來殺身之禍。
[7]




 二、懷柔政策下的對外征戰

公元1世紀時，羅馬帝國唯一增加的行省是不列顛。繼承帝位者只有在這件事上，追隨愷撒的作為，而不遵從奧古斯都的訓諭。

不列顛與高盧海岸貼近，似乎時時在召喚軍隊入侵，盛產珍珠的誘人傳聞，更引發他們的貪婪野心。
[8]

 不列顛雖然被視為孤懸海外、隔絕封閉的世界，然而用兵的方略倒是與大陸作戰沒有多大差別。這場長達40年的戰爭，是由最愚蠢無知的皇帝開啟戰端，由最荒淫無道的皇帝繼續支持，到最怯懦膽小的皇帝手中宣告終止。
[9]

 島嶼大部分土地在那個時候已經降服於羅馬的統治。

不列顛的各部族雖然英勇善戰，卻乏人領導，再加上生性自由不羈，欠缺團結合作的精神，因此他們拿起武器作戰雖勇猛絕倫，但也經常反覆多變，時而棄械向敵投降，時而各族間兵戎相見，最後的下場是各自為戰，難逃被逐一征服的命運。卡拉克塔庫斯
[10]

 堅忍不屈的屢敗屢戰，波迪西亞
[11]

 不惜犧牲的報仇消恨，德魯伊
[12]

 教徒宗教狂熱下的前仆後繼，都無法阻止羅馬大軍長驅直入，也不能改變整個國家遭受奴役的後果。

雖然當時的羅馬皇帝有的懦弱退縮，有的墮落殘暴，但是這些將領率軍在外，倒都能維護國家的尊嚴。圖密善皇帝在位時，他的軍團在阿格裡科拉指揮下，擊敗喀裡多尼亞人在格蘭扁山丘集結的隊伍；他的艦隊從事前所未有的海上探險，克服各種危難，環島展示羅馬的軍威；而皇帝自身安居宮中，聽聞軍中傳來獲勝消息而大感驚懼，在這種狀況下，不列顛的征討只有草草結束。原來在阿格裡科拉的計劃裡，可以很輕易地將愛爾蘭納入版圖，就他的意見看來，只要一個軍團以及少數的協防軍就可以達成任務。佔領西部的島嶼非常有價值，等不列顛人舉目四顧，自由已經毫無指望，就會束手就縛。

阿格裡科拉有優異的功勳，所以才被解除統治不列顛的職務，平定蠻族的計劃即使再周全也只有放棄。這位處事審慎的將軍在離職以前，為了保障領土安全，採取了必要的預防措施。他平時就觀察到不列顛有兩個相對的海灣，把整個島嶼分成大小不相等的區塊，這就是現在所稱的蘇格蘭河口灣，越過這段狹窄的頸部大約有40英里的距離，他派駐軍隊部署一道防線。安東尼·皮烏斯即位後，用石塊砌成基礎，上面覆蓋草皮成為壁壘，來增強全線防禦能力，此即「安東尼邊牆」
[13]

 ，距離現在的愛丁堡和格拉斯哥不遠，長久以來都是羅馬行省的界線。土著喀裡多尼亞人在島的極北部，過著狂野無羈自由自在的生活，並不是由於他們英勇過人，而是因為貧窮落後不值得征服。他們屢次向南進犯都被擊退，損失很多人馬，但是這片鄉土從未降服。羅馬人擁有世上氣候最溫和、物產最富饒的地區，因此對這塊聳立著被冬季的暴風雪吹襲著的陰鬱山丘、點綴著藍色煙霧籠罩下若隱若現的湖泊、遍佈陰冷而孤立的石南樹叢的地區，嗤之以鼻，不屑一顧，任憑當地的赤裸蠻族在森林裡獵取麋鹿。
[14]



以上所述是從奧古斯都逝世到圖拉真即位期間，羅馬邊界的狀況和帝國的大政方針。圖拉真是個品德高尚、積極有為的國家元首，他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有統御大軍的才能。他把先帝奧古斯都規劃的和平構想暫時擱置，開始連年的戰爭和征討。軍團在經過漫長的等待後，如今終於又等到了皇帝御駕親征。

首先討伐的對象就是好戰成性的達契亞人，他們的居地越過多瑙河，在圖密善當政時曾毫無顧忌地侮辱羅馬帝國的尊嚴。這是一支孔武有力、凶狠殘暴的蠻族，因深信靈魂不滅和輪迴往生，所以作戰時奮不顧身，視死如歸。達契亞的國王德塞巴魯斯與圖拉真旗鼓相當，後來戰至筋疲力竭、羅掘俱窮，雖不至於和羅馬同歸於盡，但也不輕言俯首認輸。這是一場值得刻碑勒石的戰爭，
[15]

 除了短暫休兵過一段時間，戰爭延續了5年之久，直到皇帝不顧一切投入全國人力物力，才使得蠻族完全降服。這場戰爭使得帝國獲得了達契亞行省，等於增加了1300英里的邊境線，這是違反奧古斯都遺言的第二次行動。現在帝國在東北方自然形成的邊界，沿德涅斯特河、蒂薩河(或稱提比斯庫斯河)、下多瑙河和黑海成為一線。軍用道路順著多瑙河河岸到鄰接的本德地區，仍然可以看出當年遺留的古跡。本德在現代歷史上很有名氣，因為這是土耳其和俄羅斯兩大帝國之間的國界。

帝國初期諸帝之中，圖拉真有繼往開來的氣概。長久以來人類對破壞者的讚譽遠過於創建者，以致追求戰陣的榮耀成為帝王將相永不可磨滅的過失。歷代的詩人和史家對亞歷山大讚不絕口，激起了圖拉真與之一比高下的萬丈雄心，使得這位羅馬皇帝著手征服東方各國。他為自己的年老而歎息，認為自己很難有希望像腓力之子那樣建立舉世無匹的令名。

雖然圖拉真的成就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表面上看起來倒是快捷迅速而光輝耀目。帕提亞人因內爭而國勢衰敗，等到大軍壓境時不戰而逃，圖拉真也就趾高氣昂地沿著底格里斯河順流而下，從亞美尼亞的山地直達波斯灣，成為第一個在遙遠大海上航行的羅馬將軍，因而感到沾沾自喜，可惜他也是最後一位。他的艦隊蹂躪阿拉伯的海岸，甚至妄想進逼印度國境。元老院每天接到信息，說有新的國家和不知名的部落接受圖拉真的統治，大家都驚歎不已。他們同時也接到正式文書，提到博斯普魯斯、科爾基斯、伊比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奧斯若恩
[16]

 的國王，甚至帕提亞皇室的成員，都從羅馬皇帝的手裡接受即位的冠冕；米底和卡杜克亞山地
[17]

 的部落懇求羅馬軍隊的保護；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和亞述
[18]

 這些富饒的地區都被納入版圖，成為帝國的行省。等到圖拉真逝世，明亮的遠景立即黯然失色。最值得擔憂的情況，莫過於遙遠地區的國度，一旦失去強有力的控制，就會掙脫強加在其身上的枷鎖。


 三、後續各帝的守勢作為

根據古老傳說，一位羅馬國王興建卡皮托神廟時，地界神特米努斯(負責掌管羅馬的疆界，按照習俗用一塊巨石來代表)雖然位階較低，但是拒絕讓位給朱庇特主神。占卜官以此得出讓羅馬人感到高興的預言：神祇的強硬態度，兆示著羅馬主權所及的界線絕不會退縮。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這個預言大多數時候都很靈驗，雖然地界神特米努斯曾經抗拒過朱庇特的神威，但是現在卻屈服於哈德良的權勢。
[19]

 他繼位後首先採取的措施，就是放棄圖拉真在東方征戰中所獲得的利益，幫助帕提亞人恢復推選制度，建立獨立的主權；把駐紮在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和亞述的羅馬守備部隊撤走；遵守奧古斯都的遺言，再度將幼發拉底河當作帝國的疆界。難免有人要指責他公開的作為和私下的動機，認為他完全是嫉妒心作祟。當然哈德良這種做法，也是深思熟慮和穩健審慎所得的結果。這位皇帝具有完全矛盾的性格，時而節約儉省，時而慷慨大方，也會讓人產生不必要的疑懼。不過，就他的地位而言，沒有光大先帝卓越的成就，等於有負圖拉真開疆闢土之厚望。

圖拉真雄才大略的尚武精神，與繼位者步步為營的穩健作風，形成非常奇特的對比；而哈德良孜孜不倦的工作態度，在安東尼·皮烏斯無為而治的儒雅風範襯托下，更令人印象深刻。哈德良的一生是永不停息的旅途。他將軍人、政要和學者的才能彙集於一身，從帝王職責的踐行中滿足自己的求知慾。他根本不在意季節和天候的狀況，光著頭徒步在冰天雪地的喀裡多尼亞行軍，或是跋涉在上埃及的鹽漬平原。他的足跡踏遍整個帝國，所有行省都親臨巡幸。
[20]

 而安東尼·皮烏斯只願留在意大利腹地過清靜無為的生活，雖然親自執政的期間長達23年，這位和藹可親的君主最遠的行程，不過是從羅馬的宮廷移到退休後的蘭努維莊園
[21]

 。

縱使個人行事風格有所不同，奧古斯都規劃的制度，倒是為哈德良和兩位安東尼所遵奉。他們堅持奧古斯都所訂的方針來維持帝國的威嚴，卻沒有增加疆域的企圖。他們採取各種不失大國風度的措施贏得蠻族的友誼，盡力說服其他的民族，讓他們知道羅馬勢力的崛起，不是陷溺於征服的誘惑，而是熱愛秩序和公義。經過43年的漫長歲月，由於這幾位皇帝的德行感召和辛勞工作，他們的成就為萬世所推崇。要是把軍團在邊界上微不足道的應戰行動略而不提，哈德良和安東尼在位期間，的確為世界和平帶來美好遠景。
[22]

 羅馬帝國的威名受到最遙遠國家的尊敬，最強橫的蠻族發生糾紛時，也會聽從皇帝公正的仲裁。一位當代史學家提到，外國使者懇請入籍成為羅馬臣民，當局認為這種尊榮不能輕易授人，因而加以婉拒。

羅馬的武力使人畏懼，皇帝即使推行懷柔政策，一樣能保持尊嚴不容輕視。他們不斷以備戰狀態來保持和平，用正義的要求來規範作戰，同時向鄰近國家嚴正宣稱：「若要羅馬雌伏忍辱，情願決一死戰。」哈德良和老安東尼原來用以展示軍威的武力，被馬可·安東尼皇帝用以對抗帕提亞人和日耳曼人。蠻族的敵對行動，讓這位富於哲人信念的君王大動肝火。在一場配合良好的守勢作戰中，馬可·安東尼和所屬將領分別在幼發拉底河和多瑙河兩處戰場贏得重大勝利。羅馬帝國的軍事成就不僅在於維護安穩現狀，也在於確保勝利成果。這方面的史實由於受到時人的重視，將成為深入的研究主題。


 四、羅馬帝國的軍事體制

在共和體制時代，運用軍隊的權力取決於一定階層的市民，他們有國家去熱愛、有財產要保護、分享執行法律的權利。維繫這個體制不僅事關個人利益，也是自己應盡的責任。等到征討範圍擴大，人民的自由權利隨之喪失，戰爭逐漸發展成為軍事藝術，同時也惡化成商業行為。
[23]



就軍團而言，即使在遙遠的行省招募兵員，也只選羅馬公民，唯其如此，才具合法資格
[24]

 ，服役才有適當報酬。但更被注重的是年齡、體力和身材等條件，在徵選兵員的過程中，寧願要生長在氣候寒冷地區的北方人而不挑南方人，要找天生習武的門第，也到鄉間招募，而非在城市尋找。一般認為，投身辛苦的行業，像鐵匠、木匠和獵人，比城市裡活動較少、從事服務業的人員，在執行勤務時更能發揮果敢和決斷的能力。等按財產資格服兵役的制度取消後，羅馬的軍隊仍由家世良好、受過教育的軍官指揮，但一般士兵還是像現代歐洲的傭兵一樣，出身貧賤，很多甚至是卑劣分子和罪犯。

愛國心是古代大眾遵守的德行，身為自由政體的一分子，基於個人利益而產生強烈感情來保護此政體，使之能綿延不息，此種情操使共和時代的軍團所向無敵。專制君王的傭兵和奴僕，對共和體制的觀念極為淡薄，因此必須運用其他性質不同但更有拘束力的動機，像是榮譽和信仰，來彌補這方面的缺失。在農夫和工人看來，能進入軍旅是光宗耀祖的事。階級和名望全賴自己的進取心，一個低階士兵的勇敢雖不見得能贏得多大的聲譽，但個人的行為，有時會給連隊、軍團甚至軍隊帶來榮譽或羞恥，所以他和團體是命運相共的。他進入軍隊服役時，要舉行莊嚴的宣誓儀式，絕不背棄連隊隊標和鷹幟，服從上級領導，為皇帝和帝國安全犧牲自己的性命。
[25]

 羅馬軍隊對標幟的效命之心，是受到信仰和榮譽的影響激發的。金色的鷹幟閃耀在軍團隊伍前面，就是他們渴望獻身的目標。在危險時拋棄神聖的隊標，不僅是可恥的怯懦表現，更是大不敬的褻瀆行為。
[26]

 為了達成此一目的，除憑借想像所產生的力量，更由實際的畏懼和希望來加強。服役期間定額的薪餉和經常的獎賞，及服完兵役後應有的補償和田地，
[27]

 使艱苦的軍旅生活得到安慰。另一方面，怯懦懼敵和違抗命令必然難逃嚴厲懲罰。百夫長獲准用軍棍責打犯錯士兵，將領有權將下屬處以死刑。
[28]

 羅馬軍隊鐵的紀律原則，就是優秀的戰士必須畏懼自己的上官遠甚於所面對的敵人。從這些值得欽佩的兵書教範中，帝國軍隊具有了軍人所應有的堅定和馴服的品質，要是拿蠻族的浮躁和衝動來與之相比，永遠無法及其萬一。

羅馬人很清楚軍隊的缺點——僅依靠暴虎馮河的匹夫之勇而不講求戰鬥技術和用兵法則。在拉丁語裡，「軍隊」一詞就是借用「操練」的原意。軍事訓練是達成紀律要求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式，新徵入營的弟兄和年輕士兵，在清晨和傍晚要不停操練，老兵即使完全學會也要每天複習，任何人不得以年齡或已熟練作為借口逃避。部隊在冬營時就架起寬大的棚屋，即使氣候惡劣也不會中斷訓練。要是仔細觀察便可知，在模擬作戰中使用的特定兵器，比起實物要重一倍。

本章目的不是要詳述羅馬人的操練，我們的重點是，羅馬人已完全領會到如何能增強體力、使四肢靈巧和讓動作優美。他們不斷教導士兵行軍、跑步、跳躍、游泳、負重及操作各種兵器，無論在攻擊、防禦、遠戰和近戰中都能得心應手地運用，而且知道組成各種陣式，甚至要求以皮瑞克戰舞
[29]

 的步伐，按著笛號的聲音行進。

即使在承平時期，羅馬軍隊仍然熟悉戰陣之事。古代有位希臘歷史學家曾和羅馬人兵戎相見，他深有所感地寫道，就羅馬軍隊而言，只有流血才能分辨出是戰場還是訓練場。有才幹的將領，甚至皇帝本人，都把訓練當成政策來推行，經常親自督導或擔任示範，以鼓舞大家學習這些軍事科目。哈德良和圖拉真雖貴為帝王，仍紆尊降貴來教導無經驗的新兵、鼓勵訓練有功的人員，有時還親自下場較量一番，戰技和體能的優勝者能獲得獎賞。在這些君王統治下，栽培將校的兵法素養獲得極大的成就，只要帝國能夠保持強盛，軍事訓練就會被尊為羅馬紀律中最完美的典範。


 五、羅馬帝國的部隊編組

9個世紀的戰爭使軍隊有很多的改變和進步，波利比阿所記布匿戰爭
[30]

 年代的軍團，與使愷撒贏得常勝令名的軍團以及保衛哈德良和安東尼君主政體的軍團，在實質上已經大不相同。帝制時代的軍團組織，主要戰力是重裝步兵，編成10個支隊和55個百人隊，分別由相當數量的軍事護民官和百夫長率領。第一支隊負責保管軍團的鷹幟，編製人數達1105人，經過嚴格的選拔和考核，個個都是忠貞勇敢、戰技精練的戰士。其餘9個支隊各有555人，全軍團共有重裝步兵6100人。他們使用的兵器非常制式化，與所擔任的職務完全配合：戴一頂有高聳冠毛的頭盔，穿著胸鎧或者鎖子甲，腿部有護脛，左手執一面遮住全身的橢圓盾牌，正面微向內凹，4英尺長2英尺半寬，用木頭做成外框，上面蒙牛皮，夾上銅片增加抵抗的強度。除了帶一支輕矛，軍團士兵的右手緊握無堅不摧的投矢，也就是沉重的標槍，大致有6英尺長，裝上18英尺長的三角形尖銳矛頭，
[31]

 因為在10到12步的距離內，只有投擲一次的機會，所以無法與現代的火器相比。但是從訓練有素、技術高明的士兵手中全力投擲出來，騎兵不敢貿然衝入，任何盾牌和甲冑也擋不住致命一擊。羅馬人只要投射標槍以後，就拔出佩劍一擁而上與敵軍短兵相接。這種兵器很像西班牙軍刀。但是刀身較短，雙面開刃，經過淬火，非常鋒利，不論是砍劈還是刺戮，用起來都很得心應手。羅馬人教導士兵多用刺和捅的動作，一方面使自己的身體不致暴露，另一方面對敵手造成的傷勢也更為嚴重。軍團通常排成八列的縱深，行與列之間保持3英尺的距離。部隊無論是擺出長長的陣線，還是發起迅速的衝鋒，都習慣於使用這種散開的陣式，可以隨時應作戰情勢的變化和指揮官的調度，準備各種適當的部署。同時，這樣的陣式下，士兵有自由的空間運用武器，行動不受妨礙，留出足夠的位置，使得增援的兵力可以接替精疲力竭的戰士。希臘和馬其頓的戰術與此完全不同，他們主要戰力是十六列執長矛緊密靠在一起的方陣。
[32]

 經過實戰考驗後，立刻就知道方陣遠非軍團的對手。

軍團的騎兵編成10個中隊，這是整體戰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同第一支隊的狀況那樣，騎兵第一中隊有132人，其餘9個中隊各有66人。這10個中隊共有726人，整個編成一個騎兵團。雖然隸屬於軍團，但作戰時，卻分開運用，通常單獨或幾個騎兵團集結構成一個側翼。
[33]

 皇帝的騎兵不同於過去的共和時代，是由羅馬和意大利的世家子弟組成。他們馬背上的軍隊資歷，是進入元老院擔任議員和執政官的階梯，只要憑著自己的英勇建立功勳，有朝一日就可以贏得同胞的選票。自從風氣變遷和朝代更替以後，騎士階級
[34]

 和最富有的人士，通常在政府機構擔任司法和稅務工作，不論何時想要從軍報國，立刻就可以指揮一隊騎兵或者是一個支隊的步兵。
[35]

 所以後來圖拉真和哈德良從他們出生的行省
[36]

 ，招募同一階級的人員組成騎兵和擔任軍團的各級指揮官。馬匹的繁殖和養育則大多在西班牙和卡帕多細亞進行。羅馬的騎兵瞧不起東方的全裝甲騎兵，認為全身披掛鐵甲會妨礙行動，所以他們的配備是一頂頭盔、一面圓盾、輕便的馬靴和胸甲，主要攻擊武器是一支標槍和一把長形寬劍，有時也像蠻族那樣使用長戟和錘矛。

帝國的安全和榮譽主要委之於軍團，但羅馬的政策也能虛心採納在戰爭中所有可用的手段。比如，會在未取得羅馬公民資格的行省屬民中定期大規模徵兵，那些散佈在羅馬邊境的有自治權的屬國和羅馬社區，只要提供人員在軍隊服役一定的年限，權益和安全就可以獲得保障。甚至從有敵意的蠻族中挑選出來的隊伍，在威脅利誘之下會被派到遙遠的地區，為了帝國的利益而歷盡兵凶戰危的艱辛生涯。
[37]

 上述人員所編成的部隊統稱為「協防軍」。當然，會因時代和背景的不同而有某些程度的改變，但在數量上較軍團的人數少不了多少。
[38]

 協防軍當中最勇敢和最忠誠的隊伍，接受郡守
[39]

 和百夫長直接指揮，遵從羅馬紀律，接受嚴格訓練；但大部分人員，還是按照鄉土特性和早年的生活習慣，使用適合自己的武器。這種制度使每個軍團配屬定額的協防軍，包括各種類型的輕裝部隊和投射兵器，優點是有各自的裝備和訓練，有利於在不同國度參加戰鬥。從現代軍事的角度看，羅馬軍團並不缺少一支所謂的「炮兵縱列」，包括10部大型和55部小型投射機具，無論傾斜式或水平式，都能發射出破壞力驚人的石塊和標槍。

羅馬軍團的營地從外表看來像是防衛森嚴的城鎮，先遣人員將位置標定好後，就仔細將地面整平，把所有的障礙物砍倒、移開，讓營地形狀成為正方形，大致每邊長700碼，足夠容納2萬人馬。要是拿現代同樣數量的部隊來做比較，如果暴露在敵軍火力之下，那麼營地的正面要加大3倍，才能獲得足夠的安全掩護。統帥的中軍大帳，也就是位階最高的將領的居所，位於營地的中央，而且地勢較高。騎兵、步兵和協防軍各有駐紮的位置，進出的通道寬闊且平直，在帳篷和防壁之間，每邊都留下200英尺長的空地。防壁通常有12英尺高，上下交錯地打進尖銳的木樁，安裝成一道堅固的柵欄，外面還有一道寬深都達12英尺的壕溝加以防護。這些主要的工事都由軍團士兵的雙手來完成，他們像運用刀劍和槍矛那樣，很熟練地揮動鏟鋤和斧頭。士兵們有充沛的體力可以說是天賦，但是要養成持久的耐力卻有賴於習慣和紀律。

當號角聲響起，發出撤離的命令，營地會很快被清除完畢，所有部隊都須加入行軍的行列，不得有任何延誤和混亂。軍團士兵除了自己的武器外，還要背負廚房用具、工事材料和數日的糧食，但他們在行動時並不感到有任何累贅。這種負荷對體質軟弱的現代士兵而言，真是一種可怕的折磨。
[40]

 他們用訓練有素的穩定步伐行進，6小時可走20英里。一旦遭遇敵軍，馬上卸下行李，非常簡便而迅速地由行軍縱隊變換成戰鬥序列。投石兵和弓箭手開到戰線正面接戰，輕裝的協防軍形成第一線，軍團在第二線展開，發揮縱長戰力，騎兵掩護側翼，投射武器架設在後方。


 六、羅馬帝國的軍事部署

就是如此的戰爭藝能，讓羅馬皇帝得以捍衛已征服的廣大地區，即使在各種美德因奢侈和專制而腐化不堪時，帝國還能保持尚武精神。須知軍隊如果忽略紀律和訓練，就無法發揮強大戰力。軍隊人數今日仍可計算出來，一個正規軍團有6831名羅馬人，加上配屬的協防軍，總數約1.25萬人。哈德良和後繼諸帝在位的承平時代，編成三十幾個這類戰力強大的混合部隊，常備兵力達到37.5萬人。軍團沒有駐守在有城牆防禦的市鎮，羅馬人認為這是使人衰弱和怯懦的避難所，所以紮營在大河的兩岸或面對蠻族的邊疆地區。駐地大部分都很固定，停留的時間很長久，我們可據以敘述部署的狀況：不列顛有3個軍團；萊茵河和多瑙河地區有16個軍團，配備的位置是2個在下日耳曼，3個在上日耳曼，1個在雷提亞
[41]

 ，1個在諾裡庫姆
[42]

 ，4個在潘諾尼亞
[43]

 ，3個在梅西亞
[44]

 ，還有2個在達契亞
[45]

 ；幼發拉底河的防務需要8個軍團，其中6個配備在敘利亞，2個在卡帕多細亞；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這幾個很大的行省，因為遠離戰爭，所以每個行省只要1個軍團就可以維護內部安寧。

意大利共有2萬名精兵，分別隸屬城市支隊和禁衛軍，負責衛戍首都和護衛元首的安全。禁衛軍幾乎是每次帝位篡奪的幕後主使人，使帝國陷入分崩離析的地步，因此值得我們重視。他們的裝備和組織與一般軍團無異，除了有更華麗的軍容和更頹廢的軍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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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皇帝一手維持的海軍與帝國的偉大似乎並不相稱，但是就政府所要達成的目標而言，倒是足敷使用。羅馬人的雄心大志局限於陸地，此黷武好戰的民族，並沒有受到提爾、迦太基和馬賽等城市的海員那種積極精神的激勵，要擴張世界的範圍或探勘遙遠大洋的海岸。羅馬人對海洋並非好奇而是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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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摧毀迦太基和肅清海盜後，地中海就包含在他們的行省之內，皇帝的政策僅在維持領海平靜和保護臣民的海上貿易。基於此種著眼，奧古斯都分別在意大利位置最適切的港口——一是亞得裡亞海的拉文納，一是那不勒斯灣的麥西儂——配置兩支永久性的艦隊。古人從經驗得知，戰船的划槳若超過兩排，除看來壯觀外，實際用處不大；而且奧古斯都曾用輕型快速帆船(又稱黎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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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戰船)擊敗對手高聳而笨重的艨艟巨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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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得阿克興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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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所以他將拉文納和米塞盧姆的兩支艦隊編配黎本尼亞型戰船，派出指揮官負責地中海東部和西部的防務，且每支分遣隊配屬數千陸戰隊員。羅馬海軍的主要基地除這兩處港口外，普羅旺斯海岸的弗雷瑞斯也配置相當兵力，黑海也有40艘戰船和3000兵員負責守備任務。此外，還要維持高盧和不列顛海上交通的艦隊，及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保持大量的快槳船，用來襲擾沿岸的國家，斷絕蠻族的通道。要是我們評估一下帝國軍備的一般狀況，不論是步兵、騎兵，還是軍團、協防軍、警衛部隊和海軍，整個地面和海上的兵力，最保守的估計大約有45萬人。這樣的軍事武力在過去雖堪稱所向無敵，但在17世紀有一個王國，領土只相當於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卻也建立了同樣規模的實力。


 七、羅馬帝國的行省

在瞭解哈德良和兩位安東尼皇帝當政時，懷柔政策的精神和支持這個政策的實力後，接著要清晰而詳盡地敘述，一度團結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各行省，現在已經分離成為許多獨立而相互敵對的國家。

西班牙位於帝國、歐洲，甚至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最西端，比利牛斯山、地中海和大西洋一直是亙古不變的自然疆界。這個遼闊的半島被奧古斯都分為琉息太尼亞、貝提卡和塔拉科3個行省，現在則成為兩個面積不相稱的主權國家。葡萄牙王國目前位於好戰成性的琉息太尼亞人所居住的地方，只是把東邊失去的領土，向北邊擴展疆域以獲得補償。格拉納達和安達盧西亞這兩個地方相當於古代的貝提卡行省。西班牙其餘部分，加利西亞、阿斯圖裡亞、比斯開、納瓦拉、萊昂、兩個卡斯蒂利亞、默西亞、巴倫西亞、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構成對羅馬政府至關重要的第三個行省，就以首都塔拉戈納來命名。當地的蠻族以凱爾特伊比利亞人的勢力最為強大，坎塔布連人和阿斯圖裡亞斯人最為頑梗不化，依仗山區險要地形頑抗，最後才向羅馬軍隊歸順，後來也最早掙脫阿拉伯人的束縛。

古代的高盧包括比利牛斯山、阿爾卑斯山、萊茵河和大海之間的區域，比現代法國的面積還要大。所以目前這個國勢強大的法蘭西王國，要想達到古代的疆域，領土除了新近獲得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外，還得加上薩伏依大公國、瑞士的各州、萊茵河4個選侯國，以及列日、盧森堡、埃諾、佛蘭德斯和布拉班特等地區。愷撒征服的疆域原本包含著百餘個自立的土邦，到了奧古斯都統治時期，根據軍團行進的方向、河流的位置和主要土邦的情勢，而把高盧劃分為幾個大致相等的部分。

地中海的海岸地區、朗格多克、普羅旺斯和多菲內，按照居民對原殖民區的稱呼，將這個行省取名為納博訥；阿基坦的行政區域從比利牛斯山延伸到盧瓦爾河；盧瓦爾河到塞納河間的區域被稱為凱爾特高盧，後來從著名的殖民區得到新的稱呼，命名為盧格杜勒姆或者稱為里昂；過了塞恩河就是貝爾京，更古老的年代是以萊茵河為界，但是在愷撒到高盧前不久，日耳曼人仗著蠻力的優勢，佔領了貝爾京區域相當大的部分；羅馬開疆闢土的征服者，急切要掌握無法達成的目標，就將萊茵河的高盧邊境，即巴西爾到萊登這片區域賦予了兩個言過其實的名字——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

因而安東尼統治的朝代，高盧有6個行省，就是納博訥、阿基坦、凱爾特高盧或稱萊昂尼斯、貝爾京以及兩個日耳曼地方。

前面提過不列顛的征戰，在島上設立的羅馬行省，邊界已固定，區域涵括全部英格蘭和威爾士及蘇格蘭低地直到鄧巴頓和愛丁堡河口灣一線。不列顛在失去自由以前，這片土地為大小不等的30多個蠻族部落瓜分。西部的貝爾京人、北部的布裡甘特人、南威爾士的西盧爾人，及諾福克和薩福克地方的伊塞尼人的人數最多。若對他們的語言和習俗深入探討，窮究其雷同之處，會發現西班牙、高盧和不列顛的住民屬同一種族，通稱為凱爾特人。在他們屈服於羅馬人的武力之前，經常相互爭奪土地，干戈不斷；臣服以後，成為中部地區的歐洲行省，包含範圍從赫拉克勒斯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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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安東尼邊牆，以及從塔古斯河口到萊茵河和多瑙河的源頭。

倫巴第在被羅馬征服前，不算是意大利的一部分，它被一群強大的高盧人佔領。倫巴第人沿著波河居住在皮德蒙特到羅馬涅之間的兩岸地區，經常從阿爾卑斯山南下侵入亞平寧山大動刀兵，惡名昭彰。岩石海岸住著利古裡亞人，現在已是熱那亞共和國。威尼斯城市那時還沒出現，所在的地點位於阿迪傑以東，原居民是威尼斯人。半島的中部現在是托斯卡納大公國和教皇國，古代有伊特拉斯坎人和翁布裡亞人的遺址，前者使意大利奠定文明生活的基礎。台伯河流過羅馬七山，從此到那不勒斯邊界，是薩賓人、拉丁人和沃爾西人的故鄉，也是羅馬初期贏得勝利的舞台。在這名留千古的土地上，早期的執政官獲得凱旋的榮譽，繼位者只圖修飾莊園，而其後裔則在此建修道院。卡普阿和坎帕尼亞鄰近那不勒斯，王國的其他地區居住著馬爾西人、桑尼特人、阿普利亞人和盧卡利亞人等好戰民族，海岸散佈著興旺的希臘殖民區。我們知道奧古斯都將意大利分為11個行政區，其中伊斯特裡亞是個很小的行省，併入羅馬城的轄區之內。

羅馬帝國在歐洲的行省受到萊茵河和多瑙河的保護。多瑙河是歐洲大陸的主要水道，源頭與萊茵河只相距30英里，全長1300英里，流向大致是東南方，彙集60多條可以通航的支流，經過6個河口注入黑海，很難想像狹小的海域能夠接受氣勢如此洶湧的水體。多瑙河的幾個行省通稱伊利裡亞或直稱邊疆，是帝國征戰最頻繁的地區，不過也受到特別的關注而有各自的名字，像雷提亞、諾裡庫姆、潘諾尼亞、達爾馬提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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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契亞、梅西亞、色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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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其頓和希臘。

雷提亞行省早先是溫德尼西亞人居住的地區，整個區域的一方是從阿爾卑斯山的山巔延伸到多瑙河河岸，另一個方向是從多瑙河源頭到因河的會合口。這片平原目前大部分是巴伐利亞選侯的領土，首府奧格斯堡受到日耳曼帝國憲法保護。格裡森人在山區平安度日，蒂羅爾是奧地利皇室眾多行省之一。

位於因河、多瑙河和薩沃河之間的廣大地區，在古代的名稱是諾裡庫姆和潘諾尼亞，現在有奧地利、施蒂裡亞、卡裡西亞、卡尼奧拉、下匈牙利和斯拉夫尼亞。在最早的原始自主狀態下，凶野的原住民緊密地生活在一起，受到羅馬統治以後，仍然能夠精誠團結，保持小家庭的制度。這裡現在有日耳曼國王的宮廷，成為奧地利的權力中心，基於實力自稱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這樣稱呼並不很適切，除去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奧地利的北部地區，以及位於蒂薩河和多瑙河之間的匈牙利部分，都是後來獲得不算在內，奧地利皇室其餘的領土屬於羅馬帝國疆域之內的，就面積而言只佔很小的比例。

達爾馬提亞若被稱為「伊利裡亞」可能更加適當，這是位於薩瓦河和亞得裡亞海之間的狹長地區，海岸的精華部分是威尼斯共和國的一個行省，還有一個很小的拉古薩共和國，仍保留古代的名稱。內陸部分使用斯拉夫尼亞人的名字，稱為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前者接受奧地利的統治，後者受土耳其總督管轄。但是蠻族的部落仍然不斷騷擾整個國土，呈現混亂未開化的獨立狀態，根本分不清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勢力的界線。

多瑙河與蒂瓦河同薩沃河會合後，就希臘人而言，這條巨川應被稱為伊斯特河，正式把梅西亞和達契亞隔開。達契亞是圖拉真征服的地區，也是多瑙河遠岸唯一的行省。如果深入研究這些國家目前的狀況，就會發現在多瑙河左邊的泰梅斯瓦和外斯拉夫尼亞，在經過幾次革命以後，已經納入匈牙利的勢力範圍。摩爾達維亞公國和瓦拉幾亞公國則承認奧斯曼政府的宗主權。位於多瑙河右邊的梅西亞，在中世紀分裂成為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兩個蠻族王國，現在面對土耳其的威脅又再度聯合在一起。

把色雷斯、馬其頓和希臘這整個廣大區域稱為魯梅利亞，是為了不忘記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古老歷史，後來這個稱謂為土耳其所沿用。在安東尼當政的時代，色雷斯這個軍事重地被納為行省，大致北起海姆斯和雷多普山區，南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和愛琴海諸島，雖然歷經人世的滄桑和宗教的改換，君士坦丁在海峽比照羅馬所新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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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舊成為泱泱大國的首都。馬其頓王國在亞歷山大的統治下，征服亞細亞，由於先後兩位腓力皇帝的政策，獲得莫大的實際利益；再加上原先獨立的伊庇魯斯和色薩利，整個區域一直從愛琴海延伸到愛奧尼亞海。要是追溯底比斯和阿爾戈斯、斯巴達和雅典在歷史上的赫赫威名，實難以想像古老希臘這樣萬世不朽的共和國，竟會淪為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亞該亞行省的命名就是受到亞該亞聯盟的有力影響。

以上所述是羅馬皇帝統治下的歐洲狀況。亞細亞行省加上圖拉真暫時征服的地區，就把土耳其帝國的勢力範圍全部包括在內。要是能夠按照歷久長存的天然形勢，而不是獨斷無知的任意分割，不僅可以讓歐洲更安全，也會獲得有關各國的認可。小亞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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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稱與半島的特色有關，這個半島位於黑海和地中海之間，從幼發拉底河一直延伸到歐洲。其中最富饒的寬闊平原，坐落在托羅斯山脈和哈里斯河以西，羅馬人使用亞細亞這個專有名詞。行省的管轄範圍包括古代的特洛伊、呂底亞和弗裡吉亞等君主國，潘菲利亞人、呂西亞人和卡裡亞人所佔據的濱海國家以及愛奧尼亞地區的希臘殖民區。這些地方的藝術才能可與古希臘人媲美，但是武功遠不及後者。

比提尼亞王國和本都王國據有半島北部的土地，從君士坦丁堡一直到特拉布宗。西利西亞行省在南部的相對位置，東邊鄰接敘利亞的山區。內陸區域一度是獨立的卡帕多細亞王國，與羅馬的亞細亞隔著哈里斯河，東邊則與亞美尼亞以幼發拉底河為界。我們可以看到黑海的北部海岸，亞細亞方面遠到特拉布宗，在歐洲則超過多瑙河，全都臣服皇帝的統治，不是納貢稱臣就是接受派駐的守備部隊。布德札克、克里米亞汗國、切爾克斯和明戈瑞利亞便是這些野蠻國度的現代名稱。

塞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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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亞歷山大的部將，也是他的繼承人，將王座設在敘利亞，以統治上亞細亞，直到帕提亞人叛亂成功，才把疆域限定在幼發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間。等敘利亞被納入羅馬版圖，其就成了帝國東疆。此行省跨越很大的緯度，除北邊直抵卡帕多細亞山區，南邊達埃及疆界和紅海外，還不知其他界線位於何處。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有時受敘利亞管轄，有時會分出。前者位於狹窄的岩石海岸，後者的土地面積和富饒程度還不及威爾士，但這兩處卻使人類永難忘懷，因為歐美的文字源於腓尼基，宗教則出自巴勒斯坦。從幼發拉底河到紅海，沿著敘利亞無法確定的邊界存在著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阿拉伯人要是過著隔絕的遊牧生活，還能保持獨立自主的狀態，而只要在不太貧瘠的地點定居下來，很快就會成為帝國的臣民。

古代的地理學家對於要把埃及算成地球的哪一部分，感到非常為難。這個歷史上燦爛無比的王國位於巨大的阿非利加半島(非洲)，進入的通道卻是在亞細亞，歷史上任何時期，亞細亞只要發生重大變革，埃及就只能謙卑地承受所產生的後果。托勒密王朝的寶座上坐著羅馬的高官，馬穆魯克帝室的權杖現在掌握在土耳其總督的手裡。尼羅河貫穿全境，從北迴歸線流向地中海長達500英里，兩岸土地的肥瘠全靠河水定期氾濫。昔蘭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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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於地中海西邊的海岸上，最早是希臘的殖民區，後來成為埃及的一個行省，現在已經被巴卡沙漠所掩蓋。

阿非利加海岸地區從昔蘭尼伸展到大西洋，長達1500英里，然而被夾在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之間，寬度不超過80到100英里。羅馬人把東部視為阿非利加地位最特殊的行省，在腓尼基人建立殖民區前，這片豐饒土地上居住著蠻勇好戰的利比亞人，後來在迦太基統治下成為帝國的首都和商業中心。但是迦太基共和國的所在地，現在已經淪為積弱不振和動亂不已的的黎波里和突尼斯兩個國家。努米底亞系由馬西尼撒和朱古達合併而成，目前大部分地區受阿爾及爾軍事政府統治。在奧古斯都時代，努米底亞的邊界縮小，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國土勉強接受了毛裡塔尼亞的稱謂，還加上了愷撒尼西斯的字樣。真正的毛裡塔尼亞是摩爾人的故鄉，來自廷吉或丹吉爾此一古老城市，為區別起見稱作廷吉塔納，就是現代的非茲王國。瀕臨大西洋的薩爾，是海盜大本營，因而惡名在外。就羅馬人而言，這裡是他們勢力所及的極限，也是地理上的盡頭。梅基內茲附近仍舊可以發現羅馬人所建的城市，所居住的都是野蠻人，我們還要稱之為摩洛哥皇帝。不論是摩洛哥更南邊的疆域還是西格美薩，過去都沒有成為羅馬的行省。阿非利加的西部被阿特拉斯山脈的支脈所隔斷，這座高山本平平無奇，其名卻因詩人充滿想像力的詩歌而廣為流傳，如今竟越過無邊無際的大洋，由舊大陸向新大陸傳播。

巡繞羅馬帝國一圈後，就會發現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之間，被一條狹窄的水道分開，大西洋的潮流經過12英里寬的海峽進入地中海。赫拉克勒斯之柱在古代極著名，似乎是兩座山脈被超自然的力量所震開，在歐洲這邊的山腳下矗立雄偉的直布羅陀要塞。整個地中海海域包括海岸和島嶼，全部涵蓋在羅馬疆域的範圍之內。巴利阿里群島的兩個大島，因面積的大小而稱為馬略卡和梅諾卡，前者現在屬於西班牙，後者是英國的屬地。科西嘉的現況甚為不利，使人深感惋惜。意大利有兩個主權國家，自認對撒丁尼亞和西西里有合法的權利義務。克里特又稱甘地亞，還有塞浦路斯及希臘和亞細亞許多小島，曾為土耳其軍隊佔領。馬耳他雖只是一座多岩石的小島，卻不畏強勢，力挽狂瀾，在軍事政府統治下，如日中天，贏得聲名和財富。

羅馬帝國這一長串的行省，分裂開來形成許多勢力強大的國家，從這方面來看，古人的虛榮和無知就值得原諒。統治著遼闊的區域，建立強大的武力，皇帝還在推動懷柔政策，不論是否真有其事，這一切都使人感到眼花繚亂，不知所措。這是因為皇帝瞧不起邊塞絕域之地，有時置之不理，任由化外之民自生自滅，從而也逐漸喪失羅馬帝國在地球上特有的權力。一位現代歷史學家所具有的素養和學識，是必須能夠慎思明辨和精確表達。他要是觀察到，羅馬帝國從安東尼邊牆和達西亞的北疆，到阿特拉斯山脈和北迴歸線，橫寬有2000英里；而從大西洋到幼發拉底河，縱長則有3000英里；介乎北緯24度到56度之間，位於最適合人類居住的溫帶，面積大約有160萬平方英里，大部分都是肥沃的原野和適於耕種的地方，這樣才會對羅馬帝國的偉大有正確的認識。


 第二章 羅馬帝國在安東尼時代內政修明物阜民康(98—180 A.D.)

羅馬的偉大不在於擴張疆域，迅速贏得征戰的勝利。就目前來說，俄羅斯的領土最廣大，佔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荒漠地區。而在更古老的年代，亞歷山大大帝越過赫勒斯滂
[58]

 海峽，不到7年的工夫，就戰勝了印度，並在希發西斯河畔修建起馬其頓紀念碑。
[59]

 等到中世紀，所向無敵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的君王，用燒殺搶掠的作戰方式，從東邊的中國向西征戰，直達埃及和日耳曼邊界，在一個世紀內，建立起為時短暫的龐大帝國。而羅馬強權靠著幾世代的經營，憑借智慧和經驗才建立起穩固的基業。在圖拉真和安東尼時代，帝國所屬各行省，經由法律獲得統一，藉著藝術增添光彩，已經完全降服再無異心。委派的地方官員雖偶爾會作威作福，但是一般而言，施政還算明智、簡便且利民。行省人民可信奉祖先的宗教，市民的榮譽和利益，也大致提升到與征服者平等的地位。


 一、寬容的宗教信仰

皇帝和元老院的宗教政策，受到開明意見與迷信習俗的欣然支持。各種宗教儀式在境內流行，對於一般民眾來說，它們是同樣的真實；對於哲學家來說，它們是同樣的虛妄；對於地方行政官來說，則是同樣的有用。如此忍耐所帶來的結果，不僅是彼此間的寬容，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和諧。

那個時代民眾的迷信行為，不會產生神學上的對立而引起彼此衝突，也不會因思想體系的束縛而使身心受到限制。虔誠的多神教教徒不僅喜愛本鄉本土的宗教儀式，也認同他人對世界上不同宗教的信仰。
[60]

 就這些信徒來說，恐懼、感恩和好奇的心理，一個夢境或某種預兆，遭遇到不如意事件的打擊，甚至是長途旅行所產生的阻礙，都會讓他們的信仰更為堅定，祈求更多神明的庇護。異教徒神話的架構非常淺薄，雖混雜著各種不同的材料，還不致形成矛盾和對立。所謂的聖賢豪傑和英雄人物，莫不與鄉土休戚相關、生死與共。這些使國家建立權勢和名聲的偉人，即使沒有受到世人像對神祇一樣的膜拜，至少也會獲得讚揚和尊敬。泛神論認為千山萬水都具備神性，默默地在所在地區發揮它們的影響力。羅馬人祈求台伯河不要降災，就不該嘲笑埃及人為了祈福而向尼羅河呈獻大量祭品。

就物質方面而言，自然界可見的力量、行星和元素，在整個宇宙是完全一樣，毫無區別的。精神世界看不見的主宰，無可避免地由同一模式的傳說和寓言所鑄造而成，無論是善與惡，都有各自的神祇來作為代表。每一種技藝和職業的背後也都有他們的守護神，無論經過多麼長久的世代傳承、相隔多麼遙遠的國家，這些神祇所顯現的性質，全都和被保護者的特定需要有關。不論是哪一種系統的神界，在發展的過程和利益的歸屬上都會產生對立，要依靠一位至高無上者來調停。經過長時期的教化認同和頂禮膜拜，這位神祇逐漸被提升到極度完美的崇高地位，成為「永恆的天父」和「全能的君主」。
[61]

 古代的宗教精神是如此的溫和包容，以致各個民族對於崇拜的儀式，只關切相互的雷同，而不在意彼此的差異。希臘人、羅馬人以及各地的蠻族，儘管他們各自信奉的神的名稱不同、敬神的儀式相異，但當他們在祭壇相遇時，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們實際敬奉的是同樣的神靈。荷馬的史詩所敘述的神話故事，賦予了古代世界的多神教一個瑰麗而通用的規範。
[62]



希臘的哲學家是從「自然人」而不是從「神」演繹出倫理學和道德規範的。當然他們也曾抱持非常嚴肅的態度，沉思冥想神性的存在，經過深入的探討，明瞭人類的理解力雖然很強大，但是在這方面卻極為有限。
[63]

 4個最知名的學派，斯多噶學派和柏拉圖學派致力於協調理性和虔敬之間利害關係的衝突，他們留給世人超凡入聖的明證，就是「原道」的存在和完美。但是，由於對物質的創造無法表達，斯多噶學派的哲學家在這方面的成果不彰；相反的是，柏拉圖和其門徒強調屬靈層次的神性，脫離物質進入觀念的領域。學院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很少討論有關宗教方面的問題。前者重視虛懷若谷的科學精神，對上帝之國的天意抱持懷疑的論點；而後者以無知為由，全盤否定上帝之國的存在。

受到競爭的鼓勵而產生的研究精神，也只有在自由的環境裡才能生根茁壯，再經由哲學大師的倡導，成立眾說紛紜的學派。純樸的年輕人從世界各地湧入雅典，這裡也和羅馬帝國的其他學術中心一樣，教導大家要對世俗的宗教採取否定和排斥的態度。不過，說實在的，怎麼可能要哲學家把詩人所杜撰的故事，或者是上古流傳的事理不明的傳說，當作真理來建立對神明的信心？也不可能把「凡人」當成神來崇拜，事實上有些「凡人」的行為並不是很光明磊落，不僅不該受到敬拜，反而應該受到蔑視才對。為了反對這些毫無價值而又受到崇拜的偶像，西塞羅不惜自貶身價，用真理和雄辯當作針砭的工具。倒是琉善
[64]

 的諷刺詩更有效，變成破除迷信的利器。一個社會文明水平較高的階層，難免對平民的迷信行為發出藐視的私語。極有聲望的文人雅士，同樣也不願故土的神明被揭穿，甚至受到公眾的訕笑和攻擊。
[65]



縱使安東尼時代反對宗教信仰的潮流甚囂塵上，但依然考慮到了祭司階層的利益，以及民眾在精神上的寄托。古代的哲學家在作品和語錄中，強調理性應有獨立自主的尊嚴，但他們的言行卻莫不符合法律和習俗的規範。他們眼見凡夫俗子的各種謬誤，不禁露出一絲憐憫和無奈的苦笑，只能心甘情願地奉行祖先的祭典，不時到廟宇去參拜神明；還得在聖潔的長袍下掩飾住無神論的心意，裝模作樣地參與各種迷信的場合。賢達之士不會為世俗的信仰和宗教而爭辯不休，更不會像愚蠢的民眾那樣涉身其中。他們在踏上利比亞
[66]

 、奧林匹斯山和朱庇特神廟祭壇時，心中雖不以為然，但外表仍呈顯恭敬神色。
[67]



若說羅馬的議場衍生出宗教迫害的動機，這點實在讓人無法理解。很多高階官員本身就是哲學家，雅典的學院把法律傳授給元老院，這些人對迷信有根深蒂固的成見，執行政令不會受到宗教信仰的蒙騙。元老院已經把世俗和教會的權力集於一身，不可能為野心和貪婪所驅使，他們選舉最賢明的元老院議員擔任祭司，皇帝本人身兼大祭司的職位。他們不但重視宗教帶來的利益，也明瞭與世俗政府之間的關係，要把公眾的祭典節慶作為教化人民的工具。為便於推行政令，他們也使用各種占卜和預兆的手段；為鞏固社會的安定，他們聲稱偽證罪會受到神明的懲罰，不管今生或來世都逃不掉法條的追訴。
[68]

 所以羅馬的官吏和議員承認宗教具有莫大的價值，即便是名目雜亂、無奇不有的儀式，他們也深信終究還是有益於世道人心。因此，每一個國家和鄉土的崇拜儀式，經過時間的發展和經驗的累積而為眾人所接受。被羅馬人征服的國家，原來壯觀的神像和華麗的廟宇，經不起貪婪的搜刮
[69]

 和無法顯現神威而日益沒落，但遠古遺留的宗教實體，仍一如往常受到羅馬的寬容和庇護。看起來只有高盧行省似乎是個例外，德魯伊
[70]

 教徒掌握很大的權力，提比略和克勞狄兩位皇帝在位時，以廢除活人祭祀為借口大力加以鎮壓，避免未來可能的危險。但是祭司本身以及神祇和祭壇，仍安全地保存在隱密處所，直到異教完全被根除為止。

羅馬是偉大帝國的首都，全球各地的臣民和異鄉客絡繹不絕到來，引進他們在本土信奉的宗教，並持續在此祭祀各自的神明。帝國的每一座城市都希望維護古老宗教儀式的純淨，元老院也運用權力，阻止異國的儀式不致氾濫成災。埃及的迷信風氣格調很低且使人墮落，經常受到查禁，祀奉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的寺廟常遭摧毀，信徒被驅離羅馬和意大利。
[71]

 冷酷無情卻執行不力的政策，終究擋不住宗教狂熱。被放逐的人員偷跑回來，改宗的信徒反而增加，重新蓋起的神殿更加金碧輝煌。最後，塞拉比斯和伊西斯在羅馬神祇中佔有一席之地。這種情形當局並非放縱不管，而是宗教的寬容政策沒有背離政府所秉持的古老原則。在純樸的共和國時代，羅馬的軍隊常常特派一位使節，把自然女神希布莉和醫藥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迎進國門，
[72]

 並承諾給予其更多尊榮，來誘取城市守護神放棄對這兩座城的庇護。此種做法幾乎已成慣例，羅馬逐漸成為帝國臣民共有的聖殿，這座城市給予人類所有的神明以自由的權利。


 二、羅馬的自由權利

保持古老市民血統的純淨，絕不與外人混雜，這種極端狹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達停滯不前，終於遭到毀滅的命運。天降大任於羅馬，為著併吞四海的野心，其寧願捨棄眼前的虛榮，盡量從奴隸、外人、敵寇和蠻族的身上吸取長處和優點。
[73]

 這是一種更開明、也更光榮的行為。雅典共和時期最昌隆興旺的年代，市民的數量由3萬人
[74]

 逐漸減少到2.1萬人。若看羅馬共和國的成長過程，可以發現塞維烏·圖利烏斯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時，雖因戰爭和殖民對人口的需要量增加，市民總數沒有超過8.3萬人，但卻已經是雅典市民的兩倍還多。而到了「同盟者」戰爭(90—88 B.C.)前夕，光是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成年男性公民，數量就遽增到46.3萬人。

後來，羅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榮譽和權力，元老院寧可決一死戰也不願忍辱退讓，而桑尼特人和盧卡利亞人則為輕舉妄動付出了慘痛代價；
[75]

 但意大利半島其他的城邦國家，在陸續負起應盡的責任後，最後都獲准加入共和國成為核心成員，很快造成了公眾自由的毀壞。在民主政府的統治下，民眾行使著君王的權力；若把主權交給人數眾多而無法掌控的群眾，一開始會是暴民政治的濫權辱國，最後下場則是民主和法制被剝奪一空。但當皇帝的專政力量壓制住人民大會的勢力時，羅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榮譽公民而已，與被征服的民族沒多大差別。所以即使公民人數迅速增加，也不會造成共和時期暴民政治的危險。何況明智的君主遵奉奧古斯都的原則，小心翼翼地維護羅馬令名不墜，經審慎考慮，很慷慨地把公民權頒給眾多的臣民。
[76]



羅馬人的特權即使普及到帝國每個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其他行省之間仍有很大的差別。前者被尊為政治的中樞和國家的基礎，是皇帝和元老院議員的出生地，至少他們都居留此處。
[77]

 意大利人的財產免於繳納稅捐，個人不受官吏專制的管轄，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辦理，在皇帝的直接監督下，被賦予執行法律的權力。從阿爾卑斯山山腳到南端的卡拉布裡亞，所有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一出生就是羅馬公民，原有的差別待遇被清除得乾乾淨淨，在不知不覺中凝聚成一個偉大民族，經由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和典章制度的統一，共同負起強權帝國的重責大任。共和國寬厚為懷的政策提升了其光榮的地位，歸附的子民以功勳和服務回報。若說羅馬人只能局限於城牆內的古老家族，羅馬的不朽聲譽將減少一些最高貴的尊榮。維吉爾是曼圖亞的土著，賀拉斯不知道自己應算是阿普利亞人還是盧卡利亞人。一位在帕多瓦的歷史學家有資格把為羅馬贏得勝利的世家大族記於史冊。加圖家族世代多出愛國之士，興起於圖斯庫盧姆。阿爾平蘭雖是小鎮，以馬略和西塞羅出生該地而備感榮耀，前者是繼羅慕路斯和卡米盧斯以後，羅馬的第三位奠基者
[78]

 ；而後者處理喀提林謀叛案使得羅馬免於國家的分裂，使之有資格與雅典競爭雄辯的桂冠。
[79]



帝國的行省(名稱和地點如前章所述)沒有議會力量和憲政自由，無論是在埃圖裡亞、希臘
[80]

 ，還是高盧
[81]

 ，元老院首要的關切事項，就是要解散當地各城邦之間的聯盟關係，以免除心腹大患。這樣一來就讓世人知道，由於各國自己在勾心鬥角，才使羅馬的武力得以坐收漁人之利，要是大家團結合作，就能抗拒羅馬的侵略。對於這些地區的王侯，羅馬以感恩圖報或寬宏大量為名，讓他們暫時維持統治權，等到對被征服國家的控制穩固以後，他們失去利用價值最終被趕下王座。那些曾經擁戴羅馬的自主城邦，在開始時得到名義上是盟友的獎勵，也在不知不覺中淪落到被奴役的地位。元老院和皇帝所派出的總督無論在何地，都握有絕對的統治權，不受任何限制。但是，過去政府為了確保意大利的平靜和順從，所運用的施政原則，到後來也擴展到最遙遠的征服地區。其目的一方面是推廣殖民區，另一方面是讓忠誠而有貢獻的省民得到羅馬公民權，經由這兩種措施，逐漸將各行省凝聚成一個羅馬民族。

塞涅卡
[82]

 評論說：「羅馬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定居。」歷史和事實證明此言不虛。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遠赴異地，可能是受到利益的引誘，也可能是為了歡樂的生活，但他們都迫不及待要享受勝利的成果。因此，我們特別要注意，在亞洲降服以後經過40年，由於米特拉達梯下達的殘酷命令，一天內有8萬羅馬人被處死。
[83]

 這些自願流放在外的人士，大部分從事商業、農業和承包稅收的工作，直到皇帝成立永久性的軍團，行省開始駐紮很多軍人。退伍老兵獲得土地或金錢作為服役報酬，通常會帶著家眷在耗盡青春的防區定居下來。在整個帝國，特別是在西部各行省，把土地肥沃的區域和交通便利的地點保留下來設置殖民區，有些地方是平民的遷移，還有一些是基於軍事需要。這些殖民區的生活方式和推行的內部政策，完全按照祖國的模式，成為最佳的對外代表。他們很快就通過友誼和聯盟的關係得到土著的喜愛，致使羅馬的威名遠播，而當地土著也能分享應有的榮譽和利益，這方面，殖民區倒是沒讓人失望。
[84]

 後來自治市鎮的地位和繁榮程度逐漸與殖民區不相上下。在哈德良統治時期，羅馬本土衍生出來的社區，和後來被羅馬接受的社區，到底誰更具有優勢，此問題曾經有過一番爭論。
[85]



所謂的拉丁姆
[86]

 權利只頒給那些應該被授予的城市，這是一種偏愛的行為。官吏只在任期屆滿後，才可恢復羅馬公民權的資格。行政官員的任期被限定為一年，幾年內只在幾個主要的家庭之間輪換。省民能加入軍團服兵役，他們也可從事行政工作。總之，這些執行公務負責盡職、表現良好的人士，都會得到獎賞，但由於皇帝手筆愈來愈大，以致價值大幅縮水。不過，即使在安東尼時代，有大量臣民獲頒公民權，仍附帶實質利益。很多民眾有了名分，依據羅馬的法律得到好處，部分涉及雙方權益的項目，像是婚姻、遺囑和繼承。任何人只要獲得恩寵，或者建立功勳，就會飛黃騰達。那些把尤里烏斯·愷撒圍困在阿萊西亞
[87]

 的高盧人，他們的後裔有的指揮軍團，有的治理行省，有的獲准進入羅馬元老院擔任議員。這些人不再有擾亂國家安寧的野心，而是與羅馬休戚相連、生死與共。


 三、語言和文字

羅馬人認為語文影響到民族的風俗習慣，所以在武力發展的過程中，極重視推廣拉丁語。意大利的古老方言，像是薩賓語、伊特拉斯坎語和威尼斯語，都已被遺忘。但在各行省中，對勝利者教導的語言，東部各省就不像西部那樣願意接受。東部和西部迥然相異，就像兩種不同的色彩，雖然在帝國如日中天的光輝下顯得黯然失色，但等到羅馬世界為夜幕所籠罩，這些差異又逐漸明晰起來。帝國在征服西部地區的同時也施以教化，未開化的蠻族很快就安於降服，知識和禮儀所帶來的新的印象開啟他們的心智。維吉爾和西塞羅所使用的語言，雖無可避免地混雜著以訛傳訛的謬誤，還是廣泛被阿非利加、西班牙、高盧、不列顛和潘諾尼亞的民眾所採用。
[88]

 那些模糊不清的布匿和凱爾特的辭語痕跡，只保存在山區或農民的口中。
[89]



教育和學習，使各國人民在潛移默化中對羅馬產生孺慕之情。意大利給半島的拉丁屬民帶來法律和時尚的生活，他們愈是熱烈追求並享受城邦所給的自由和榮譽，就愈容易被同化。文學和武功都可以給國家帶來無上的尊嚴。
[90]

 最後，即使產生像圖拉真那樣在異國出生的皇帝，西庇阿也不能否認這位就是他們的同胞。
[91]



希臘的情況和未開化蠻族完全不同，前者有很長的時期經歷文明的興衰，他們品位太高，所以不能拋棄自己的語言文字；也太自負，所以無法採用外國的典章制度。他們在喪失祖先遺留的德行後，卻仍保持成見，認為羅馬征服者的舉止不夠文雅，擺出一副輕視的樣子，卻也不得不欽佩，對方的智慧和權謀確是高人一等。
[92]

 希臘人的語言文字和它所表達出來的感情，產生莫大影響力，不再局限於希臘此狹隘範圍內，何況這個國家是文化的搖籃，有著光輝的歷史和無上的榮譽。

希臘文明所創造的帝國，隨著殖民和征戰的進展，從亞得裡亞海散播到幼發拉底河和尼羅河，小亞細亞滿佈希臘城市。在馬其頓國王的長期統治下，敘利亞和埃及進行了一次風平浪靜的改革。那些君主在金碧輝煌的宮廷中，把雅典的文雅風格和東方的華麗氣派糅合為一。宮廷開先例，皇親國戚和高官厚爵起而傚尤，只是規模較小罷了。

以上就是羅馬帝國區分為拉丁語系和希臘語系的大致狀況。此外，還可加上第三種語言，普遍使用於敘利亞和埃及的土著，這是古代的一種方言，無法與其他國家溝通，不利於商業發展，也妨礙當地蠻族進步。敘利亞人的氣質萎靡軟弱，經常受到他人的藐視；而埃及人的特性是陰險殘暴，就是征服者對他們也感到厭惡。這些國家降服在羅馬的勢力之下，但他們的城市很少要求自由權，事實上也不配得到這些權力。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王朝淪亡230年後，才有一位埃及人獲准進入羅馬元老院。
[93]



勝利的羅馬反而被希臘的藝術所征服，這雖是老生常談，但還是值得提出來說明。那些永垂不朽的作家，迄今還為近代歐洲人所欣賞欽佩，在當時立即成為意大利和西部行省刻意模仿和深入研究的對象。但是羅馬人這種高雅的賞心樂事，不會妨害到堅實的施政原則。雖然他們承認希臘語有相當的魅力，還是要保有拉丁文的尊貴地位，專用於政府的行政和軍事方面，這種立場絕不改變。
[94]

 兩種語文可以同時並存於整個帝國，卻在不同的領域發揮作用。希臘文是科學的自然用語，公共事務的法定語文是拉丁文，在文學和其他方面則要精通兩者。受過相當教育的羅馬臣民，要是說對希臘語和拉丁語都很生疏，這種情形無論在哪一行省都很少見。


 四、奴隸制度

帝國各民族在這些規章制度運作下，漸漸融入羅馬這一稱號和羅馬人民之中。但無論哪個行省，每個家庭裡都有人處於悲慘境地，他們背負社會重擔，卻無法分享福利。在自由城邦時代，家奴受盡專制暴虐的苦楚。帝國在初期用燒殺掠奪的手段打天下，奴隸大多來自蠻族戰俘，由於可以從戰爭中獲得成千上萬的奴隸，所以價格便宜。
[95]

 這些人已過慣自由自在的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打開桎梏尋求報復。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奴隸叛變事件，使共和國瀕臨毀滅邊緣。為對付內在敵人，只有設立嚴苛法條，運用殘酷手段，為求自保，一切做法都被視為公平合理。但當歐洲、亞洲和非洲的主要國家都統合在一個主權的法律體系之下，從外國獲得奴隸的來源日益稀少，羅馬人只有換一種溫和的手段和冗長的方式，即用繁殖來維持需要。很多家庭鼓勵奴隸婚配生子，特別是有田產的大戶更是如此。情感的作用、教育的陶冶及財富的獲得，都可減輕被奴役的痛苦
[96]

 ，奴隸能否幸福視主人的性情和處境而定，等奴隸成為更有價值的財產後，主人必定會對其更加仁慈，不是基於畏懼心理，而是關切到自身利益。皇帝的德行和政策使這種處理方式加速進行，哈德良和安東尼都曾頒布詔書，將法律保護的範圍延伸到奴隸。裁定奴隸的生死雖有規定，卻長期被非法濫用，要將這種權力保持在官吏手裡，私人不得任意干預，廢止設立地底監牢。奴隸若受到無法忍受的嚴苛待遇，可向特設法庭申訴。被冤枉的奴隸會得到釋放，或是換一個較不殘暴的主子。

希望是人們處於不幸時最大的慰藉，對奴隸而言也不例外。他們盡量使自己發揮長處，獲得主人喜愛，勤勉而忠誠地工作幾年後，很自然地就會期盼主人給予無價獎賞——得到釋放成為自由之身。主人會生出仁慈之心，說不好聽是因為虛榮和貪婪之故。但官方認為此過度的寬厚義舉，不應鼓勵，且要用法律來抑制，以免濫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古老法條明確規定，奴隸是無國籍的人，但得到自由後，由於他的恩主是政治體制的一分子，所以他才獲得允許參與其間的活動。這些法規到後來被當作特權，濫用在羅馬城那些卑劣而雜亂的群眾身上。因此官方又設定了新規定：只有提出正當理由，報請官員批准，經合法手續，正式釋放的奴隸，才能追隨恩主加入政治體系。即使這些經過篩選的奴隸獲得了自由，也僅僅是擁有一般生活意義上的公民權，他們被很嚴格地排除在行政和軍事的職責以外。不管他們的兒子有多大的功績和財富，這些自由人還是不夠資格在元老院佔上一席之位，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後，這種奴隸的出身也不一定能夠完全清洗乾淨。要是不能摧毀階級的區隔，自由和榮譽對他們而言，仍是遙不可及的遠景。那些自負而抱著偏見的公民，仍蔑視他們不是人類的一分子。

曾經有人提案規定奴隸要穿著特殊的衣服以示區別，但是叫人擔心的是，一旦奴隸知道自己有這樣大的數量，可能會釀成危險。奴隸的數目成千上萬根本算不清楚，
[97]

 就比例上說，奴隸比僕人要多得多，更被看成財產的一部分，不像僕人要付薪資，數量可以算得出來。
[98]

 年輕的奴隸要是有天分，就被送去學手藝和技術，這個時候他們的身價就看本領的高低來決定。
[99]

 在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議員家裡，無論是用頭腦
[100]

 還是靠體力的行業，幾乎都由奴隸來擔任；高官厚爵講究排場和聲色之娛，那種奢侈豪華的程度已超過現代人的想像。對商賈和作坊而言，買個奴隸比僱用工人更划算，在鄉村的奴隸是農業生產最便宜而有效的工具。為了證明奴隸的數量是如此龐大，可以舉出一些實例來說明：我們得知在羅馬有一座殿堂，臨時關著400名待處決的奴隸，
[101]

 這種狀況確實極為悲慘。阿非利加有位寡婦，把同樣數量的400名奴隸，隨著一份產業私下交付給她兒子，自己保留的財產還要更多。在奧古斯都統治時代，有位當過奴隸的自由人，他的財產經過內戰遭到重大的損失，但仍舊還有3600頭牛，其他的家畜和家禽有25萬隻，以及包括在牲口項目之內的4116名奴隸。


 五、羅馬帝國的人口

羅馬法律所承認的臣民人數，包括公民、行省屬民和奴隸在內，精確的數量不得而知，是值得吾人探討的重要課題。根據文獻記載，克勞狄皇帝在當監察官時，經過統計有694.5萬名羅馬公民，加上相當比例的婦女和小孩，總數在2000萬左右。要把更下一層級的子民全部算進去，數目並不準確而且說法不一，但是在衡量各種影響因素以後，大致可以估算出來。在克勞狄那個時代，行省屬民的數量大致是公民總數的兩倍，這裡所說的公民是不分年齡和性別，而奴隸的數量至少要與羅馬世界有自由權的居民數概等。要是按照這種並不嚴謹的估算方式，總人口應達到1.2億人之多。這已經超過現代歐洲的人口數量
[102]

 ，且是有史以來，在一個政府組織的統治下，結合成人數最多的社會。

羅馬人採用的政策既符合中庸之道又包羅萬象，因此能得到內部的和平與團結。但亞洲的君主國卻因中樞厲行獨裁專制，邊陲通常積弱不振，不論徵收稅賦或推行政令，全要依賴軍隊。有敵意的蠻族成為心腹之患，世襲的軍閥割據一方，篡奪行省的統治權。臣民雖不可能得到自由權，還是要揭竿而起，反叛作亂。但在羅馬世界，人民的順服是普遍一致的行為，出於自願而且始終不變。那些被征服的國家與這個偉大的民族混合後，放棄重新獨立的希望，甚至連這種念頭都消失，不再感覺到自身的存在和羅馬的存在有何不同。皇帝建立的權威毫不費力地普及於廣大統治地區，在泰晤士河及尼羅河河岸推行的政令，就像在台伯河河岸那樣毫無阻礙。軍團用以抵禦外敵入侵，行政官吏很少需要軍隊幫助。
[103]

 在太平時期，皇室和人民有充分的閒暇和財富，致力於改善和美化羅馬帝國。


 六、羅馬帝國的公共建設

羅馬人建構許多有紀念性的大型建築物，其中為歷史所忽略的不知凡幾，能夠抗拒歲月侵蝕和蠻族摧毀的卻又屈指可數。現今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到處都能見到氣勢驚人的遺跡，足以證明在這些地方曾經建立過一個文明發達和強大興盛的帝國。不僅是建築物的雄偉和壯麗引人注意，還有令人讚賞的藝術史和頗具實用價值的人類文明史，這兩個重要因素使我們感到興趣盎然。很多公共紀念物是私人出資興建，著眼點卻幾乎全是為了公眾利益。

皇帝擁有無限的人力和資財，人們很自然地認定，羅馬絕大多數建築物，包括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他們所建造。奧古斯都經常誇耀，說他抵達首都時看到的是一座磚城，等他離開時全部變成大理石。
[104]

 事實上是韋斯巴薌的節儉籌出財源，才能修建很多富麗堂皇的劇場和廟宇。
[105]

 圖拉真舉辦龐大的工程來表現自己的才華。哈德良用公共紀念物來裝飾帝國的每個行省，不僅按照他的命令來執行，更在親自監督下施工建造。他喜愛藝術，也是一位藝術家，在這方面的作為更能增進君王的榮耀。因為各種工程能給人民帶來福祉，兩位安東尼皇帝也大力鼓勵。

皇帝的倡導開了風氣之先，但並非只有帝王之尊才能大興土木。各地的豪門世家起而傚法，毫不諱言地向世人宣稱，彼等有構思的氣魄，也有興建的財力，來完成世間最崇高的任務。像圓形大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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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值得驕傲的工程，在羅馬還沒有落成之前，卡普阿和維羅納兩個城鎮就用自己的經費，興建自己使用的競技場，結構的設計和使用的材料與圓形競技場沒有多大的差別，只是規模比較小而已。阿爾坎塔拉的雄偉長橋上刻著銘文，證明這座跨越塔古斯河的工程，是由少數幾個琉息太尼亞羅馬社區捐資興建。當普林尼被委付比提尼亞和本都的行政權責時(就帝國而言，這兩個行省並非最富有也不是位處要衝)，他發現轄區內的城市，相互之間爭著興建各種具有實用價值的工程，或者富有裝飾性的建築物。身為總督的他，有責任幫他們解決困難，在建築風格上提出指導，有時還要勸阻他們，不要因為彼此爭勝而不計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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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和各行省富有的議員，把裝飾和美化他們所處的朝代和國家，不僅視為榮譽，也視為應盡的責任，由於這種風氣的影響，可滿足人們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興趣和慷慨。在這一群私人捐助者中，要特別舉出雅典公民希羅德斯·阿提庫斯來做範例。他生長在安東尼時代，姑不論個人的動機何在，僅就出資興建的宏觀建築物而言，就可與最偉大的君王分庭抗禮。

希羅德斯家族雖然是發了橫財致富，至少家世還是一脈相傳於客蒙和米太亞得、忒修斯和希克索斯，還有埃阿科斯和朱庇特。
[108]

 雖然祖先都是神祇和英雄，後世子孫卻陷於悲慘的境地。他的祖父受到法律的制裁，他的父親尤里烏斯·阿提庫斯如果不是在古屋發現巨量的寶藏，也會窮愁落魄，鬱鬱以終，這宗財寶就成為他最後的遺物。按照嚴格的法律規定，皇帝有權從其中課稅抽成，謹慎的阿提庫斯公開承認確有其事，以免遭到別有用心的告發。這時候正值公正無私的涅爾瓦皇帝登基，他拒絕接受應得的部分，命令阿提庫斯無須有任何顧慮，儘管使用天賜的財富。這位小心翼翼的雅典人仍堅持己見，認為就一位臣民而言，這筆財富實在太多了，何況他也不知該如何運用。善心的皇帝惱怒地答覆：「隨便你想花在哪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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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相信，阿提庫斯確實遵從皇帝的指示，把大部分錢財用在公益事業，且他締結了有利的婚姻，使家業更加興旺。他為自己的兒子希羅德斯謀得很好的差事，出任小亞細亞幾個自治市的郡守。這位年輕的官員見到特洛阿斯的用水供應不足，從慷慨的哈德良皇帝那裡得到300萬第納(大約等於10萬英鎊)的專款，用來興建一條供水渠道。但是在施工進行到一半時，卻發現所需款項比估價時上漲一倍。稅務官開始私下表示不滿，大方的阿提庫斯呈請准予自行負擔增加的費用，這才消弭大家的怨言。

阿提庫斯用高薪禮聘希臘和小亞細亞最有學問的教師，前來教導年輕的希羅德斯，這位學生很快成為出色的演說家。可惜那個時代雄辯已無用武之地，不能在羅馬的廣場和元老院一展長才，只能局限於在學院裡發表高見。他被尊為羅馬的執政官，但一生之中大部分時間住在雅典和附近的莊園，過著追求哲理的隱居生活。他的身邊多的是雄辯之士，這些人和這位出手大方的辯論對手辯論時，無不甘拜下風。他費盡心血所設計的公共紀念物，現在都已損毀，留下為數可觀的古跡，可看出高雅的風格和豪邁的氣派，為他掙得不朽的聲名。他在雅典興建了一座運動場，當代的旅客曾經測量過它的遺址，長度有600英尺，建材全部使用白色大理石，可容納全部市民，花了4年才落成，當時希羅德斯是雅典運動大會的主席。為紀念妻子雷姬拉，他建造了一座全帝國無與倫比的劇院，所有木料全使用香柏，到處是最優美的雕像。想當年伯裡克利設計的大劇場，除了可以演奏音樂，還可排練最新的悲劇，主結構是用擄獲的波斯戰船主桅當作建材造成，這是藝術戰勝野蠻的偉大紀念堂。雖然有一位卡帕多細亞國王曾經修復過那座古代建築物，但它還是禁不起歲月的磨蝕而崩塌，最後還是希羅德斯恢復它往日的優美和雄偉。像這樣一位知名之士的慷慨義行並不限於雅典一地，他把位於地峽的海神殿整修得美輪美奐，還有科林斯的劇院、德爾斐的體育館、色摩比利的浴場以及意大利坎努西姆的供水渠道。這些都不足以耗盡他的財富，伊庇魯斯、色薩利、埃維亞、維奧蒂亞和伯羅奔尼撒等地區的民眾，都得過他的好處。在希臘和小亞細亞的城市裡，有許多碑銘把希羅德斯·阿提庫斯稱為恩主和義士。

在希臘和羅馬的共和時期，私人住宅簡單樸實，顯示出公民權處於平等的地位。莊嚴雄偉的建築物則都作為公眾用途，可以展現人民的主權，這種共和精神即使在出現私人財富和建立帝制以後，還沒有完全消失。公共建築物關係到國家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最重視道德原則的皇帝，也要竭盡所能力求完美。尼祿為自己營建金碧輝煌的宮殿，當然會引起公憤。但是他為了過窮奢極侈的生活，所巧取豪奪的大片土地，卻在後續幾任皇帝在位時期，在上面蓋滿了圓形大競技場、提圖斯浴場、克勞狄柱廊、和平女神神廟和羅馬守護神神殿等更有價值的建築，以表現與民同樂的高貴情操。這些公共建築紀念物是羅馬人民的財產，裝飾著美麗壯觀的希臘繪畫和雕像。在和平女神神廟裡，為好學人士設置了一所資料豐富的圖書館。距離不遠處是圖拉真廣場，四方形的造型，外面環繞著高聳的柱廊，入口是4座凱旋門，樣式高貴又寬闊。中央樹立大理石圓柱，高達110英尺，表示此處山丘原來的高度，現已挖除剷平。這根圓柱依然保有華美古風，完全表達出創建者在達契亞獲得勝利的真實情況，退伍老兵沉思當年的征戰往事而不勝唏噓。反而是太平時期民眾，很容易對國家的虛榮產生幻想，把自己和勝利的榮譽結合在一起。

首都各區和帝國行省，都能感受到慷慨捐輸的精神，大力發展公共工程，到處充滿圓形競技場、劇院、神廟、柱廊、凱旋門、浴場和供水渠道。這些建築物對一般民眾的健康、信仰和娛樂，有各種不同的益處。最後提到的供水渠道，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無論是設計的膽識、施工的牢固和用途的廣泛，都使它成為展現羅馬人才華和權勢的最上乘紀念物。首都的供水渠道當然是極其卓越，即使好奇的旅客不懂歷史，只要在斯波萊托、梅斯和塞哥維亞看到此類工程，自然就會獲得結論，知道這些行省的市鎮昔日曾是有權有勢君王的都城。地處邊陲的小亞細亞和阿非利加，一度遍佈富庶興旺的城鎮，眾多人口之所以能夠生存，全部依靠人工水渠供應源源不絕的活水。


 七、羅馬帝國的城鎮

我們曾經計算過帝國居民的數量，也考量了公共工程的狀況，對於城市的數目和重要性的觀察，有助於確認帝國人口與增進對公共工程的瞭解。讓我們看看幾個與此有關的例子，提到城市的源起雖然資料不多，但還是有脈絡可循。至於常有些意義曖昧的城市名稱被隨便加之於羅馬和勞倫圖姆，則完全是民族的虛榮心作祟，再就是語文的表達力不夠使然。

其一，據說意大利在古代有1197個城市。不管那個年代有多古老，可沒人會信，安東尼時代的國家人口，比羅慕路斯建城時還少。拉丁的一些小城邦，因其優越的影響力，被合併到帝國首都區域內。意大利這些長期民生凋敝的不堪之地，不僅要受基督教僧侶和地區總督的怠惰暴虐，還要忍受戰禍之苦。帝國衰敗早有先兆，但卻由山內高盧迅速的改革獲得彌補。維羅納昔日繁華可由殘址看出端倪，但要與阿奎萊亞、帕杜阿、米蘭或拉文納相比，還是遜色甚多。

其二，城鎮改革的精神越過阿爾卑斯山，連不列顛森林地區也受到影響，逐漸整理出開放自由的空間，成為交通方便和文明發達的居留地。行政中心在約克，倫敦成為富庶的商業中心，巴斯因溫泉可治病而舉世聞名。高盧誇口說有1200個城市，但位於北部的都是一些小鎮，包括巴黎在內，非常簡陋且交通不便，倒是人口有增加。南部行省以意大利的富庶和文雅為榜樣，事實上甚至與意大利難分高下。像是馬賽、阿爾勒、尼姆、納博訥、圖盧茲、布爾多、奧頓、維也納、里昂、朗格勒和特裡爾這些高盧城市，它們在古代的格局與現在相比大致不差，可能還要好一點。提起西班牙，作為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算是非常繁榮的，等到成為獨立王國後反而江河日下，全是因為征服美洲和宗教戰爭的關係，濫用國力，最後民窮財盡。要是我們按照普林尼的說法，列出韋斯巴薌統治下的360座城市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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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發現西班牙昔日的風光完全消失，變得不堪回首。

其三，阿非利加有300座城市一度承認迦太基霸權，在羅馬皇帝統治下，數目並沒有減少。迦太基已從戰爭灰燼中浴火重生，當年的首都就跟卡普阿和科林斯一樣，很快就恢復有利地位，這與它的獨立主權沒多大關係。

其四，位於東方的諸行省，令羅馬的壯觀宏大和土耳其的野蠻破壞形成強烈對照。古代的廢墟散佈在未開化的土地上，這完全是當政者的愚昧無知，不能歸罪老天沒有替受苦受難的農民和遊牧的阿拉伯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所在。在愷撒統治下，僅是亞細亞就有500座人煙稠密的城市，受到上天保佑得以繁榮富足，用精緻的藝術來裝飾美化。想當年，為獲得向提比略奉獻神廟的榮譽，亞細亞有11個城市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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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各自提出有利的條件請元老院審查，有4個城市立刻被認定因財力無法負擔而被拒絕，拉奧狄凱亞便是其中之一。拉奧狄凱亞從羊群徵得大宗稅收，以精美毛織品著稱於世，從它留存至今的遺址可想見昔日的光彩耀目。就在發生獻廟爭執之前，該城又獲得一位慷慨的公民從遺產中捐獻約等於今天40萬英鎊的財產。若拉奧狄凱亞算窮困的話，那麼其他城市的富裕就不用提了，就是因為條件更好才會被選中。特別像帕加馬、士麥那和以弗所，長期以來就在爭奪小亞細亞地區第一名城的殊榮。敘利亞和埃及的首府在帝國一直名列前茅，安條克和亞歷山大裡亞在許多自治城市中，可說是鶴立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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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若比起羅馬的雄偉壯麗，仍要屈居下風。


 八、羅馬帝國的交通

城市之間的來往以及與首都的聯繫全靠公路網，起點是羅馬廣場，橫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國的邊疆為終點。如果仔細計算行程，從安東尼邊牆到羅馬，再接著抵達耶路撒冷，這偉大的交通系統從帝國的西北角到東南方，全長4080羅馬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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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的每一段都有精確的里程碑，通過這些大道可以從一個城市直通另外的城市，很少遇到天然的障礙，也不必考慮私人產業的阻隔。山嶺可以鑿通，遇到很寬的激流也可以架設艱險的拱橋。道路通過地形上面的制高點，可以俯瞰四周的景觀。路面用沙石、水泥和大石塊層層鋪疊而成，到接近首都的某些路段鋪著花崗岩。羅馬公路是如此堅固，歷經15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還能發揮運輸功能。遙遠行省的臣民因便利的交通，也能結合在一起。但修建道路的主要目的，還是利於軍團的行軍和調動。羅馬人已打下一片極其遼闊的國土，但除非他們可以通行無阻地運用武力和權威，否則就不算是完全的征服。為了及早獲得情報，迅速傳達命令，促使皇帝在整個遼闊的疆域設置正式的驛站。主要的道路每隔五六英里就有房舍，常年供養著40匹馬，在輪班替換的狀況下，一天很容易走上1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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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批准拿到帝國敕令的人，可使用驛站設施和馬匹。雖然創設的目的是為公家服務，有時也會遷就私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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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公民在商業和貿易上的便利。羅馬帝國的海路交通在運用的方便和開放的程度上並不比陸路差，所有的行省環繞著地中海，將其包圍起來；意大利的形狀則像一個山岬，伸入羅馬內湖(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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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雖然海岸缺乏良好的港口，但是人定勝天，克勞狄皇帝在台伯河口開鑿奧斯蒂亞人工港，這是羅馬最偉大的工程，海港距離首都只有16英里。船隻在順風的狀況下，到西端的直布羅陀海峽只要7天，往東部埃及的亞歷山大裡亞港也不過9到10天的工夫。


 九、農業發展狀況

世界所有的罪惡不論有理無理都可以歸之於帝國的興起，從後世看來，羅馬霸權對人類還是有相當的功勞。自由交往固然會傳播敗壞的惡行，同樣也能改善社會的生活。在遙遠的古代，世界各地的情況有很大的差別，東方在很早時就獲得各種技能，能夠過著舒適的生活。那時的西方還居住著粗野好戰的蠻族，對農業生產一無所知，也瞧不起這種生活方式。等到建立政府組織以後，為了保障人民的衣食，才把溫帶地區的農作物和文明進步民族的生產技術，逐漸傳入歐洲的西方國家。當地民眾受到貿易開放和商業牟利的激勵，在農業的生產和技術的發展方面獲得很大的成就。亞洲和埃及不斷將動植物輸入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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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列出全部名單，幾乎是不可能的工作。但是就一本歷史著作而言，要是能夠很簡單地介紹其中主要的項目，雖然用處不大，還是有這個必要。

其一，歐洲田園生長的花卉、草藥和水果，幾乎全部都是外來的品種，有的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蘋果的原產地是意大利，羅馬人在品嚐杏、桃、石榴、香櫞和柑橘以後，覺得滋味更為可口，很樂意用蘋果來通稱這些新獲得的水果，再加上出產國的名字以資區別。

其二，荷馬時代的西西里島和鄰近的大陸，到處都有沒有經過人工培育的野生葡萄樹。當地的居民都是野蠻人，不會釀製他們喜愛的美酒。過了1000年以後，意大利可以誇口說，在八十多種最有名而且最醇美的葡萄酒中，從他們鄉土生產的產品占三分之二。這種天賜美祿不久傳到納博訥高盧。由於塞文山脈北部的氣候寒冷，在斯特拉博時代，人們認為葡萄樹無法在高盧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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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種影響因素後來慢慢消失，我們可以相信，勃艮第古老的葡萄園可以追溯到安東尼時代。

其三，橄欖樹在羅馬承平時代，種植面積擴展開來，所以西方世界把它看成和平的象徵。羅馬奠基以後200年，意大利和阿非利加還不知道這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植物，在這幾個地區栽培成功以後，才推廣到西班牙和高盧。古人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為橄欖樹需要高溫的氣候，只能在海岸地區繁殖，等到累積種植的技術和栽培的方法，才逐漸增加生長的面積。

其四，亞麻從埃及傳入高盧，給整個國家帶來生財之道，不過，過度的種植會使土地貧瘠。

其五，意大利和行省的農家，已經大規模使用人工栽培的牧草，特別是來自米底的紫花苜蓿。
[119]

 在冬季餵養牲口的草料供應不致短缺，繁殖大群牛羊反過來可以讓土壤保持肥沃。

除了農業外，還要注意礦產和漁業，在這方面要僱用大量勞工，可以增加富人的收入，還能維持窮人的生計。科魯邁拉撰寫過很有價值的論文，詳述西班牙農業在提比略統治時期的進步狀況，特別提到共和國初期經常出現饑荒。等到羅馬帝國建立以後，就很少發生這種不幸的現象，即使某個行省偶爾有匱乏的情形，也可以立刻從鄰省的收成中得到援救。


 十、奢華的生活方式

天然產物是各種工藝品的材料，所以農業是手工業的基礎。羅馬帝國絕大多數人民是勤勉而靈巧的勞工，從各方面盡其所能為少數富人服務。那些極少數非富即貴的寵兒，為了展示驕縱的心態，滿足聲色的慾望，對於他們的穿著、飲食、住所和擺設，莫不務求精美舒適、富麗堂皇。這種行為被冠以奢侈浪費的惡名，歷代以來受到有道之士的嚴厲譴責。要是每個人只擁有生活的必需品，而能棄絕無用的冗物，將必有益於人類的德行和幸福。但是在目前這種不完美的社會狀況下，奢侈固然是罪惡和愚昧的根源，但看來也是矯正貧富不均的唯一手段。勤勞的工匠和高明的藝人，雖然沒有田產土地，但可以憑本事從地主手中得到一份收益。而地主受到利益的驅使，要盡量改進他的田地，生產更多的物品以提高生活享受。每個社會都有這種運作的方式，能夠產生很大的影響力，而在羅馬世界發揮得更是淋漓盡致，令人歎為觀止。羅馬的軍隊和政府從人民身上巧取豪奪大筆錢財，要不是藉著買賣和生產奢侈品的過程，又回流到臣民的身上，各行省早就民窮財盡，壓搾一空。只要這種循環限制在帝國的疆域之內，在某種程度上會給政治機制帶來新的活力，其結果不僅無害，反而有益。

限制奢侈品在國土之內並非容易的工作，為了供應羅馬的壯麗和精緻，古代世界最遙遠的國家也被掠奪一空。西徐亞的森林出產價值不貲的皮毛，琥珀從波羅的海海岸經過陸地來到多瑙河，蠻族對這些毫無用處的物品能夠換取大量的財富而感到詫異。
[120]

 巴比倫地毯和其他東方貨物的需求量相當可觀。但是最重要而鮮為人知的國外貿易，在阿拉伯和印度之間進行。每年的夏至前後，便有120艘商船的船隊，離開埃及在紅海的米奧斯·霍米斯海港，藉著季風吹送的助力，在40天內橫渡大洋，馬拉巴爾海岸
[121]

 和錫蘭島
[122]

 通常是航行的目標。很多來自亞洲國家的商人，都在市場引頸企望他們到達。埃及船隊的回航定在12月或1月，船艙裡高價的貨品很快裝在駱駝背上，從紅海運到尼羅河，再順流而下送到亞歷山大裡亞，毫不耽擱地快速輸入帝國首都。從東方輸入的商品不但精緻耀目，且質地輕盈，像是一磅絲的價值就不低於一磅黃金
[123]

 ；還有各種寶石、珍珠的價錢僅次於鑽石
[124]

 ；以及各式各樣的香料，它們被用在宗教儀式和鋪張的葬禮上。

航行的辛勞和艱險獲得極為優渥的利潤，由於少數人靠損害公眾的利益而發財，等於把商人所賺得的利潤轉嫁到羅馬臣民身上。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對本國的產物和商品，感到滿足，無須外求，羅馬人只有靠著銀兩來進行商業交易，這也是當時最主要的貨幣。元老院經常抱怨，有件事讓他們的面子掛不住，就是為了購買女人的飾物，國家的財富竟然流入外人和敵國手中，且這種情況完全無法彌補。有位作家基於好奇進行深入研究，估計每年的損失高達80萬英鎊。
[125]

 這種情形發展下去一定會引起不滿，讓大家感到前途黯淡，而且會日趨貧窮。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黃金和白銀之間的兌換率，在普林尼時代所顯示的數據，到君士坦丁在位時變成固定匯率。要是將這兩者做一比較
[126]

 ，我們發現在這段時期，國內的白銀大幅增加，沒有理由說是黃金愈來愈短缺，很明顯的是使用銀兩更為普遍。不管對阿拉伯和印度要輸出多少白銀，還不至於耗盡羅馬世界的財富，何況開礦獲得貴金屬，能夠充分供應商業的需求。

縱使人類的習性是緬懷過去而貶損當前，但是行省的屬民和羅馬人一樣，感受到帝國和平繁榮的氣象，無不誠心齊口頌揚。

有關社會、法律、農業和科學的主要法則，大家承認是雅典人首創，現在經由羅馬的權威，得以穩固地建立。有了公平的政府和共同的語文，即使最凶狠的蠻族，在這種莫之能御的感召下，也能摒棄前嫌成為統一的國家。可以肯定地說，只要各種技術不斷進步，人類的數量眼看就會增加。城市日益光彩，受到大家的讚美；鄉村經過精心的栽培和裝飾，美麗的外表就像一座大花園。很多城邦為了和平舉辦長時期的節慶典禮，大家忘記古老的仇恨，再也不會憂慮未來的危險。
[127]



這段吹捧之辭讀起來咬文嚼字，粉飾太平，難免讓人感到肉麻，但其所述內容，倒是符合歷史的事實。


 十一、衰亡的主要因素

那個時代的人士，要想從安逸享樂的環境中，發覺潛在的衰敗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長久以來天下太平無事，加上統一的羅馬政府，慢慢給帝國注入一種毒素，使之喪失原有的活力。人們的心智逐漸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滅，就連尚武精神也消失無遺。歐洲的土著生性勇武、體格強壯，西班牙、高盧、不列顛和伊利裡亞給軍團提供優秀的士兵，這才是君主體制的實際力量。他們強調個人的勇敢，要在戰場奮不顧身。至於公民所應具備的大勇，是靠著擁護獨立自由、重視民族榮譽、不畏強權威脅和習於領導統御等要件，經過長期培養而成，這些人完全付之闕如。羅馬人只有接受君王憑一己之私所制定的法律和任命的總督，並將帝國的防衛交付傭兵手中。那些最英勇善戰的指揮官，他們的子孫只汲汲於地位和階級，把進取的精神用在宮廷和皇帝的旗幟之下。那些失去政治力量或缺乏團結合作而遭到疏離的行省，就不知不覺沉淪在毫無生氣和冷漠的私利氣氛之中。

哈德良和安東尼的臣民喜愛文學，這種流行的趨勢與那個時代的平靜和高雅的生活有密切關係。這幾個皇帝本身也是孜孜不倦的飽學之士，所以整個帝國受到風氣的感染，連不列顛最北邊的部落人民也變得出口成章。荷馬和維吉爾的作品，在萊茵河和多瑙河地區，被當地人士爭相抄錄，誦讀不絕，就是辭意不清的二流文章也大受讚賞。
[128]

 希臘人在物理學和天文學上有極高的成就，托勒密
[129]

 的觀察記錄和伽倫
[130]

 的醫學著作，都有人深入地研究，找出其中的謬誤加以訂正。可惜這個太平盛世，竟沒有出現一位總領風騷的人物，要是不提琉善精美絕倫的詩作，真還無法超邁前賢的文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芝諾和伊壁鳩魯望重士林，執文壇之牛耳。他們創建的學派被門人弟子全盤接受，逐代流傳，後生小子無法衝破這無形的藩籬，只好局限心智在前人的窠臼之內。詩人和辯士的華麗詞藻，無法激起熊熊的烈火，只被人們不帶絲毫感情的抄襲模仿。要是有人膽敢打破成見自立門戶，就被視為背離法統和正道。經過很長時期的沉寂，直到文藝復興，民族之間的競爭帶來新的宗教和語文，這個全新的世界充滿青春活潑的想像力，喚醒歐洲的天才人物。就拿羅馬行省的屬民來說，接受外國的制式教育，不像他們的祖先使用自己的語文，可以表現出真正的情感，獲得至高的榮譽，矯揉造作的意念怎麼能與古人的豪邁相比？那些詩人的姓名已被人遺忘，辯士的地位為法庭的律師所佔據，一大群評論家、編纂家和註釋家把整個文壇搞得烏煙瘴氣，天才隕滅的結果是趣味日趨低級。

不久以後，地位崇高的朗吉努斯，仍然保持古代雅典的風格。那時他住在敘利亞女王的宮廷，見到當代人士情操卑劣、武德敗壞、才氣渙散，心中極為悲痛，很感慨地說道：

有些孩童的手腳受到不當的禁錮，長大就變成侏儒。同樣的，我們脆弱的心靈被偏見和習慣所奴化，得不到正常的發展，無法獲得古聖前賢那樣偉大的聲譽，不像古人生活在為民所有的政府治理之下，呼吸自由的空氣，能隨心所欲地寫出他們的作品。

要是我們能夠體會委婉的比喻，就會知道人類就古代的標準而言已日趨矮化。事實上羅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漢破門而入，才會改善這個矮小的品種。他們重新恢復大丈夫氣概的自由精神，歷經10個世紀的變革，藝術和科學才得以茁壯成長。


 第三章 羅馬帝國在安東尼時代的政治架構 (98—180 A.D.)

所謂的君主政體
[131]

 就是一個國家把執行法律、徵收稅捐和指揮軍隊的權力交付給一人，且不論此人使用何種名義和頭銜。但是，除非有勇敢警覺的監護人發揮守衛公眾自由的功能，否則大權在握的行政首長就會步上專制政治的後塵。在宗教迷信的時代，僧侶可以發揮影響力來維護人民的權利，但是王室和教會的關係一向非常密切，很少會為民眾伸張正義。只有尚武善戰的貴族和堅持信念的百姓，因擁有武裝的部隊和龐大的財產，可以組成合法的議會，形成制衡的力量，保持憲政的主張，防止別有用心人士的圖謀不軌。


 一、帝制初期的概況

出任獨裁官
[132]

 的官員要是野心勃勃，就會破壞羅馬的民主制度，以及各種為了防範獨裁而設的限制。三頭同盟
[133]

 產生的後果，毫不留情地摧毀了共和國最後的防線。屋大維在阿克興海戰大獲全勝後，從而掌握了羅馬的命運，他被舅公收為養子繼承愷撒的名號，
[134]

 後來在元老院的阿諛奉承之下，尊稱其為奧古斯都
[135]

 。這位偉大的羅馬征服者統率44個久經戰陣的軍團，這些軍團深知自己的重兵在握和政府的衰弱無能，經歷20年殘酷的內戰，早已習慣於血腥暴力，明白只有忠心效命於愷撒家族，才能獲得豐盛的賞賜。行省長久以來受到共和國官員的百般欺壓，盼望有一強人蕩平亂世收拾殘局，管束這些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解萬民於倒懸。羅馬民眾見到貴族階級的權勢受到貶抑，私心暗自竊喜。他們的要求不高，只要有裹腹的麵包和公辦的娛樂節目，奧古斯都出手大方能夠充分滿足他們的要求。生活富裕的意大利人一向溫文儒雅，奉行伊壁鳩魯哲學，只圖享受當前的安樂平靜，抱著逃避的心理，毫不考慮往後的動亂痛苦。元老院在喪失尊嚴以後，所擁有的權力如過眼雲煙，何況很多名門世家已被清除殆盡，共和國擁護者的精神和才華，經過戰場的大肆殺戮和戰敗的公敵宣告，
[136]

 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有1000多位各式各樣的人物，被有計劃地指定為元老院議員，
[137]

 有些人到達此一階層，因為既無權力，又未能像前人一般獲得應有的榮譽，而深感羞恥。

奧古斯都為避免被稱為僭主，首要的措施便是重組元老院，並自稱國父。他被選為監察官
[138]

 ，和忠心耿耿的阿格裡帕一起篩選元老院議員名單。少數人因為犯有惡行和過於頑劣，被當眾除名，結果使200多位候選人自動退讓，以免遭到驅逐的羞辱。並且奧古斯都把議員的財產資格提高為1萬英鎊，因而湧現一批新的權貴家族。他接受元老院授予「第一公民」
[139]

 的榮銜，而這種榮譽通常是由監察官頒給對國家著有勳績的知名人物。他雖恢復了元老院的尊嚴，但也損害了獨立執行權力的功能。一旦行政權凌駕於立法權之上，憲政體制也就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奧古斯都經過安排後，在元老院的會議上發表一篇精心撰寫的演說，用愛國的姿態掩飾獨裁的野心：

奧古斯都悔恨過去的行為，並且要求大家原諒。他之所以採取報復行動，完全基於要對慘遭謀殺的養父恪盡孝道；他仁慈的天性，有時又使他不得不對嚴峻的法律讓步，迫使他與兩位不足取的人共事：只要安東尼
[140]

 還活在世上，奧古斯都就絕不會讓共和國落入自甘墮落的羅馬叛徒和蠻族女王手中。現在他已經恪盡天職和本分，莊嚴地在此宣告：恢復元老院和人民自古所擁有的權利。奧古斯都唯一的願望是與同胞在一起，分享國家的光榮和幸福。
[141]



唯有塔西佗(若他曾參與此次會議的話)的如椽大筆才能描繪出在座議員的感受，有些人極為震驚，有些人會深受感動。若相信奧古斯都這番話是出自肺腑，那會對國家帶來危險；若懷疑奧古斯都的說辭，則會讓自己陷於絕境。君主政體與共和政體孰利孰弊，即使深入研究還是眾說紛紜。羅馬城邦目前的發展已過分龐大，風俗敗壞、軍紀廢弛，使擁護君主政體的人士，可振振有詞提出新論點。但對政府的看法被每個人的希望和恐懼所扭曲。正當大家陷入混亂、莫衷一是時，元老院的答覆卻是異口同聲，表現出堅定的態度。他們拒絕接受奧古斯都退隱的打算，請求他不要拋棄親手所拯救的共和國。這位政治技巧高明的行政首長，經過一番謙讓以後，終於服從元老院的命令，同意以眾所周知的代行執政官和大將軍
[142]

 名義，管理各行省的地方政府和統率羅馬的軍隊。但是他將期限定為10年，甚至希望在任期屆滿之前，內戰衝突的創傷就已完全癒合，共和國已恢復原有的體制和活力，不再需要位高權重的行政官員來進行危險的干預。這種戲劇在奧古斯都的一生中不斷上演，使大家記憶猶新。特別是這位不朽的羅馬君主，每在他統治滿10年時就要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這成為一種傳統一直延續到帝國的末期。

羅馬軍隊的將領有專擅之權，對士兵、敵人以及共和國的臣民行使幾近專制的權力，這並未違犯憲政的原則。對於士兵來說，從早期的羅馬開始，為了達成征戰的目標，或者僅是重視軍紀的要求，已經毫無自由可言。獨裁官和執政官有權徵集羅馬青年從軍服役，對於拒不聽命或怯懦不前的人員，處置特別嚴厲而且毫不留情面，可以將犯罪者從公民中除名，或者將他的財產充公，甚至將本人出售為奴。經由波喜阿斯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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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塞姆普羅尼阿斯法案
[144]

 所獲得的自由權利，雖然神聖不可侵犯，一旦發生軍事行動就全部失效。主將在軍營之中掌握絕對的生殺大權，不受任何形式的審判和訴訟程序限制，做出的任何判決要立即執行並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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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抉擇敵對國家之權操於立法機構的手中，是戰是和要在元老院經過嚴肅的討論再做出決定，最後送請人民大會批准。

但是由軍團組成的部隊離開意大利時，不論到達多遙遠的國土，主將基於個人的判斷，只要認為有利於國家，有權指揮部隊用任何方式，對任何種族和對手進行作戰行動。主將期望獲得凱旋式的榮譽，因此不在意他們的作為是否合乎正義，只在意能否得到最後的成功。特別是元老院無法用任免之權加以控制時，在戰爭勝利的掩護下，主將能夠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當龐培在東方統兵征戰之際，有權獎賞部下和盟友、廢除別國的君主、劃分國土疆界、設立殖民區，並且分配米特拉達梯國王的財富。等他班師羅馬，元老院和人民會議通過法案，所有在東方的作為全部得到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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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這樣對待部下和處置羅馬敵人的權利，共和國的主將從來未曾獲得或擁有。在外的主將同時是被征服行省的總督，也可說是君主，可以上馬領軍，下馬管民，不僅有司法權和財政權，還將行政和立法大權集於一身。

根據第一章所述，對於交付給奧古斯都、由他完全負責統治的軍隊和行省，大家或許已有大致的認識。至於遙遠邊區為數眾多的軍團，不可能全由他親自指揮，就像龐培得到元老院的許可一樣，他把這些職權授予屬下的將領。這些軍官的階級和職務，看起來好像不低於古時的代行執政官頭銜，但是他們的地位完全仰仗他人，並不穩固。他們得到任命完全是出於上級的意願，為了表示內心的感恩，要把自己的功績全部歸於長官的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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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們只是皇帝所派出的代表而已，只有皇帝才是共和國的統帥，不論是軍事處置權還是部隊的統轄權，延伸到羅馬征服的所有地區。不過，皇帝有時也會將權力授給元老院的成員，這樣做可以滿足元老院的虛榮。皇家的將領常常取得代行執政官或代行法務官的頭銜，軍團通常由元老院下令組成，羅馬騎士階級可以被委派的最高職務是埃及的行政長官。

在奧古斯都裝出一副被迫接受如此重責大任的模樣後不到6天，他決心略施小惠，使元老院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他向元老院表明，他們雖然已經擴展他的權力，然而，在緊急狀況之下，有時會不得不越出應有的範圍。何況指揮軍隊和邊區作戰，都是極為吃力的工作，他們又不讓他放下這副重擔，但是他必須堅持所做的承諾，要讓安定和平的行省恢復文官的治理。在行省管轄權的劃分上，奧古斯都兼顧自己的權力和共和國的尊嚴。元老院派遣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治理亞細亞、希臘和阿非利加，比起皇帝以將領代行統治高盧和敘利亞，享有更高的殊榮。前者用扈從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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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隨從和護衛人員，而將領只能用士兵。元老院還通過一項法案，那就是皇帝不論到達哪個行省，他所下達的特別命令，凌駕該行省總督的法定權責。新征服的地區歸屬皇帝直接管轄，也成為慣例。不久就可發現，即使管轄區眾多，奧古斯都，這個尊稱所具有的權勢在帝國任何地方，幾乎毫無差別。

元老院為了回報虛情假意的讓步，使奧古斯都獲得更大的特權，成為羅馬和意大利事實上的主人。他在承平時期可以保留軍事指揮權，以及在首都有一大批私人衛隊可供差遣，這些都嚴重違反古代的規定。他的指揮權確實只限於服役的公民，而且這些人要經過從軍宣誓。但是羅馬人的奴性未改，政府官吏、元老院議員和騎士階層成員，都競相參加這類儀式，使得諂媚效忠的個人行為，在不知不覺中變成每年舉辦的莊嚴典禮。


 二、政府的基本架構

儘管奧古斯都體會到武力是政權最穩固的基礎，但它畢竟還是讓人討厭的工具，因而明智決定要避免使用。他打起古代聖君賢相的名號進行統治，不僅適合他的個性，也符合政策的需要，在他個人身上巧妙地顯現出文治的光輝。

基於這種見解，他接受了元老院授予他的終身執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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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護民官
[150]

 ，繼任者也都如法炮製。執政官繼承了古代羅馬國王的地位，代表國家的尊嚴，主要職權在於監管宗教儀式、徵兵和指揮軍團作戰、接見外國使臣以及主持元老院會議和人民大會，還要負責控制國家的財政。執政官雖然沒有時間親自處理審判工作，但被視為法律、正義和公眾安寧的最高護衛者。此外，執政官也是國家最高官員，元老院就有關共和國的安全，應與他諮商軍國大計。為了保衛人民的自由，他可以超乎法律之上，行使暫時的極權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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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民官的性質在各方面與執政官相反，所顯現的外表應該溫和謙恭，但是個人的職責卻神聖不可侵犯，具備的權力不是為了主動執行而是為了反對和否決。設置此一官職的目的，在於維護受害者、赦免罪犯、起訴人民的公敵，以及基於迫切的需要，一句話就可以使政府機構停止運作。只要共和國還存在，執政官和護民官個別職權的巨大影響力所造成的危險，會因各種限制而日趨降低。首先是當選一年後任期屆滿權力消失，其次是執政官的職權由兩人分擔，而護民官更是多達10人。而且雙方的利益無論在公、私兩方面都形成對立，這種相對抗衡的狀況，多半會增強制度的穩定與平衡。但是，如果執政官和護民官的權力聯合起來，而且又終身落在同一個人的身上，軍隊的統帥又是元老院和羅馬公民大會的政務負責人，那就無法阻止他行使帝王的特權，也不容易對他的權力加以限制。

除了這些愈來愈多的榮譽以外，奧古斯都運用策略增加了祭司長和監察官這兩個最尊貴而重要的頭銜。他經由前者來操控宗教，而擔任監察官則可以合法地檢查羅馬人民的行為和財產狀況。若是這些性質各異、獨立行使的權力，彼此之間出現無法協調配合的狀況，已經馴服的元老院隨時會做出最大限度的讓步，務求能夠完全加以彌補。皇帝身為共和國最高負責人，許多對他造成不便的法令和制裁，也都完全予以取消和豁免。皇帝有權召集元老院的會議，可以在一天之內提出數個動議，為了國家的榮譽推舉各種候選人，擴大城市的邊界和範圍，在他的指導下處理國家的財政、對外的宣戰和媾和、批准與外國締結的條約。此外還要附加一項極為廣泛的條文，即有權執行認為對帝國有利的事務，處理公與私、人與神之間的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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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家行政的權力全集中到具有帝王身份的資深執政官身上時，共和國一般民選官吏便退居幕後，失去主動性和活力，幾乎無事可做。奧古斯都以非常認真的態度，很細心地把古老官職的名稱和形式全都保存下來。執政官、法務官和護民官都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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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年授職，繼續擔任無關緊要的工作。這種榮譽對愛好面子而又野心勃勃的羅馬人而言，仍舊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就是歷任皇帝，雖然終身享有出任執政官的權利，卻也帶著尊嚴的頭銜，不惜紆尊降貴親身參與就職典禮，與最有名望的公民一同分享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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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古斯都在位時，人民參與這些官員的選舉行為，完全暴露出惡性民主所造成的種種不便。那位手段高明的元首沒有露出半點不耐煩的神色，還是很謙恭地為他自己和朋友拉票，全程參與所有的競選活動以盡一位公民的責任。在他後來統治期間的一項重要措施，是由他自己成立一個最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決定了要把選舉移到元老院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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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會議從此撤除，皇帝就可以從這個危險的群眾團體中脫身出來。羅馬的暴民若是沒有交出自由權，就可能會干擾搗亂，甚而危及已經建立的政府。

馬略和愷撒宣稱自己是人民的保護者，從而顛覆國家的體制。元老院要是一旦低聲下氣而且毫無力量時，我們馬上發現，這樣一個由五六百人組成的議會，根本就是統治者最聽話的工具。奧古斯都和後續諸帝，運用元老院的尊嚴來建立新的帝國，不管在任何場合，都會裝模作樣地採用貴族的語言和行為準則，處理政務會咨詢國務會議的意見，在至關重要的戰和大計上更看起來像是完全聽從元老院的決定。羅馬、意大利和內地各行省直轄於元老院，有關民事問題由最高法院做出最後的裁定；至於刑事案件，如果罪犯是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或者所犯罪行損及羅馬人民的和平與尊嚴，將由一個專門組成的法庭來審理。行使司法權成為元老院經常性的重要工作，要處理的重大案件，可以讓他們表現古代雄辯之士的風範。元老院是國家的議會，也是一個法院，所以擁有相當的特權，它的立法權雖然在實質上代理人民，但同時也承認君王的權力存在於其中。元老院所具備的威嚴可以將各種權利下授，批准每項法律。會議通常在每月3個固定日期來舉行，就是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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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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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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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當自由的氣氛下舉行辯論，而且皇帝也以首席元老的身份很光榮地列席，參與投票和表決。

總而言之，帝國政府的體制，全部由奧古斯都一手建立。後來的皇帝為了兼顧自己和人民的利益，盡力加以維持。這種政體可以定義為假共和形式之名而行專制政治之實。羅馬世界的主子，將他們的寶座置於一片黑暗之中，讓別人無法看清他們無可匹敵的力量，只是謙虛地自稱是對元老院負責的首長。事實上，是他們對元老院下達命令，要求其遵命行事。

宮廷和政府的形式從外表看來完全相似，除了那些本身極為愚昧而違反天理和正道的暴君，歷任皇帝都會鄙夷那些繁文縟節的排場儀式，以免激怒國民，這對實際的權力毫無好處。在日常生活中，他們裝出一副與老百姓無分彼此的樣子，以平等的姿態保持相互拜訪和宴請的關係。他們的衣著、住處和飲食，和富有的議員們大致相當，家庭人數再多，設施再豪華，也都由家養的奴隸和釋放的自由奴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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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古斯都和圖拉真為僱用下等階層的羅馬人擔任僕從工作而感到臉紅。但是在不列顛，一位權勢有限的君王，他的家務和寢室的工作，連最體面的貴族也要搶著去做。


 三、帝王的神化與名銜

羅馬皇帝的神格化是他們拋棄謹慎謙虛態度的唯一例證。這種下流無恥、褻瀆神明的諂媚手法，始作俑者是亞細亞的希臘人。第一批被神化的人物是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人，從此這種風氣便輕易從國王轉移到亞細亞的總督身上。羅馬的高級官員也會被人當作地方神明來供奉，不但建壇蓋廟，還能享用節慶犧牲。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既然受之無愧，皇帝當然更不會拒絕。大家都從行省獲得神性的榮譽，這倒不是羅馬人的奴性使然，而是靠著政府的專制力量。羅馬征服者在不久以後，也傚法被奴役民族奉承的方式，第一位就是愷撒。他那種征服四海的雄風，很容易在羅馬的守護神中佔有一席之位。但是性格溫和的繼承人拒絕接受這種封號，因為會表現出野心而帶來危險。除了瘋狂的卡利古拉和圖密善以外，沒有人再採用。

奧古斯都確實允許有些省城給他建廟，條件是對君主的尊敬和對羅馬的崇拜要結合在一起。他能容忍個人的迷信行為，因為他可能就是迷信的對象，他認為元老院和人民僅崇拜他的人格就夠了，很明智地把應否公開神格化的問題，留給他的繼承人去考量。任何一位生前死後沒有被視為暴君的皇帝，崩殂後都會被元老院正式公告已躋身神明之列，這已是慣例。被尊為神明的儀式通常和葬禮同時進行，這種合法但仍屬褻瀆神明的不智行為，雖然與我們較為嚴肅的生活原則難以兼容，只是天性馴良的多神論者雖然口出怨言，還是能夠勉強接受。不過這被看成是基於策略的需要，而非正統的宗教活動。我們不能拿安東尼的德行，來與赫拉克勒斯或朱庇特的過錯相比較，這等於在羞辱安東尼。甚至就是愷撒或奧古斯都的品格，也要遠遠超過一般神明。只是前兩位的運氣差，生長在開放的時代，一舉一動都被忠實記錄下來，無法像熱情的平民所祈求的那樣，能夠隨意摻雜一些傳說和神秘的成分。一旦他們的神性被法律肯定，就會慢慢被人遺忘，既無補於自己的聲名，也不能增加後代帝王的光彩。

在談起帝國政府時，常常會用耳熟能詳的頭銜「奧古斯都」來稱喚政治手腕高明的創始者。其實這個名號是在他基業完成後，才加在他的身上。屋大維出身寒微，籍籍無名的祖先來自阿非利加小鎮，體內流淌著放逐者的血脈。要是可能，他極其希望能抹去幼年時代的回憶。那個顯赫的名號「愷撒」，是他成為獨裁官的養子後才繼承獲得，但他有自知之明，無法與那位英雄人物相提並論或一較高低。元老院提案要為他們的行政首長加一個稱號，經過一番嚴肅討論後，從幾個名字中選定奧古斯都，認為它最能代表他那和平神聖的品格，當然這種品格是他矯情做作所造成的印象。從此，奧古斯都成為他個人的尊稱，而把「愷撒」當作家族的榮名。前者必然及身而絕，不再使用；後者倒是用領養或聯姻的關係，一直沿用下去，尼祿就是尤里安世系的最後一位皇帝。到奧古斯都死時，一個世紀的運行，已經使這個名號和帝國的尊嚴有著牢不可分的關係。自共和國覆滅後到現在，羅馬、希臘、法蘭克和日耳曼的皇帝一直沿用不絕。奧古斯都的神聖頭銜由君王使用，愷撒的稱號可以自由轉用到親屬身上，這是兩者之間最明顯的差別。但從哈德良即位開始，「愷撒」用來稱呼次於皇帝的第二號人物，被視為帝國的預定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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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奧古斯都的性格與策略

奧古斯都何以要摧毀他所推崇的自由政體，只能由這位狡詐的僭主具有細密思考的個性來加以解釋。他的頭腦冷靜、不動感情，加上天性怯懦，19歲開始戴上偽君子的面具，從此習以為常，終身如是。他運用這種手腕，也可能基於同樣的心情，一面將西塞羅列入公敵宣告名單之內，另一方面又赦免秦納的罪行。無論是為善還是作惡都是有目的的偽裝，也正是由於自身不同利害關係的驅使，才使他在開始時是羅馬世界的仇敵，後來反而成為國父。當他制定帝國的權力結構時，所表現的溫和態度完全出於恐懼，想用政治自由的幻影來安撫人民，用文官政府的假象來欺瞞軍隊。

其一，愷撒被弒的情景始終歷歷在目。奧古斯都對追隨的部下不吝豐厚賞賜，給予高官厚爵，但他也有前車之鑒，知道舅公最親密的友人，有些成了謀叛的兇手。忠誠的軍團可以對抗公然的叛亂，維護他的權力。即使有高度的警覺心，也無法讓他倖免於堅定的共和主義者的利刃。羅馬人至今還在懷念布魯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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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歌頌傚法他的烈士精神。愷撒由於擁有強大的權力而又加以誇耀，才落得這種可悲的命運。用執政官和護民官的名義來統治可以相安無事，而皇帝的頭銜則會激怒羅馬人而惹上殺身之禍。奧古斯都深知人類的統治要靠實力和名望，在這方面絕對不能一廂情願。要是保證元老院和人民能夠享有古老的自由，他們就會甘願讓人奴役。只有軟弱的元老院和萎靡不振的人民，才會滿足於這種假象，興高采烈地接受，這要靠奧古斯都的繼承人們，出於善心和謹慎來盡力維持。那些圖謀反對卡利古拉、尼祿和圖密善幾位皇帝的人，完全是基於自保的動機，不是為了爭取自由；他們要攻擊暴君本人，並非要推翻君權政治。

元老院忍耐70年以後，為了恢復長久以來被遺忘的權力，做了一次毫無成效的嘗試，這件事使人記憶猶新。當卡利古拉被刺、王位空懸時，執政官在朱庇特神殿召開會議，譴責逝去已久的愷撒的作為，對尚未完全歸順的幾個步兵支隊提出自由的口號，以獨立首長的身份要求他們在兩天以內採取行動，成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但是他們正在進行策劃時，禁衛軍已經有了決定，日耳曼尼庫斯的兄弟、那個笨拙的克勞狄在軍營中紫袍加身，禁衛軍準備用武力來支持新帝的登基。自由的美夢終於落空，元老院只有在恐怖的氣氛中過著奴顏婢膝的日子。這個軟弱無力的議會並未受到人民的支持，在武力的威脅下只能批准禁衛軍所提名的人選。同時克勞狄基於審慎的作為，以很慷慨的態度將他們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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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軍隊的蠻橫無狀使得奧古斯都心懷戒慮，提高警覺。公民在絕望時，也想像軍人一樣能夠為所欲為地運用權力。他在過去曾引導民眾破壞一切的秩序和職責，那時他對自己的權力感到何其不穩。他曾經聽過暴民在造反時發出的呼嘯聲，看到現在表面平靜下隱藏著的洶湧浪潮，心中更為害怕。第一次革命已付出龐大的酬庸，第二次還要加倍賜予，軍隊明確表示要忠誠追隨愷撒家族，但是群眾不然，一直反覆無常難以持久。奧古斯都利用羅馬人凶狠的偏頗心態以達成自己的企圖；加強法律的制裁來整飭嚴肅的軍紀；運用元老院的權威來強化皇帝和軍隊之間的關係，公然要求他們向他——共和國的最高行政長官效忠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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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帝位傳承的致命弱點

從奧古斯都建立這樣高明的制度開始，一直到康茂德死亡，在長達220年的期間，軍事政府與生俱來的危險，總算得以扼制。軍隊雖然明瞭自己的實力和文官政府的軟弱，倒是少有圖謀不軌的僥倖心理，無論是在過去還是以後，正是這種心理才產生了極其可怕的災難。卡利古拉和圖密善被豢養的家臣刺殺在宮廷內，前者之死在羅馬引起的騷動，還只限於城牆之內，而尼祿的喪生卻將整個帝國捲了進去。18個月內有4位皇帝死於劍下，狂暴的軍隊相互爭戰使羅馬世界為之震撼。除了這段短暫的時間，受到突發的暴力影響，使得軍紀蕩然無存以外，羅馬從奧古斯都到康茂德近兩個世紀的歲月，並未沾上內戰的血跡，也沒有受到革命的侵擾。皇帝的推選是元老院的權責，而且得到軍隊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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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人遵守效忠誓言。只有用心閱讀《羅馬編年史》，才知道其間發生了三件微不足道的反叛事件，但全部在幾個月內解決，沒有引起刀兵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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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位空懸、推舉新君時，通常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羅馬皇帝為了使軍團在空位期置身事外，不會產生異心圖謀擁立，生前便對指定的儲君賦予大權，以便自己崩殂後，儲君能夠順利接掌政權，不讓帝國有易主之感。因此，當奧古斯都眼見所有基於血脈的較佳人選都英年早逝以後，便把最後希望放在提比略身上，他讓自己的養子出任護民官和監察官，並且發佈敕令，使這位儲君和自己一樣，有統治行省和指揮軍隊的權力。就像韋斯巴薌那樣，要他的長子克制自己過分慷慨的天性以免遭忌。那時提圖斯受到東部各軍團的愛戴，在他的統率下很快完成了對猶地亞的征服。他表現出少年的血氣方剛，這使得他的品性被掩蔽，他的意圖受到懷疑，讓人恐懼他的權力。謹慎的韋斯巴薌為了不願聽到蜚短流長，召他回國共同處理國政，這位孝子沒有辜負老父的一番苦心，成為忠誠又負責的行政首長。

聰明睿智的韋斯巴薌盡可能採取一切措施，保證能夠完成這次未卜凶吉的擢升。軍隊的誓詞和士兵的效忠，永遠以愷撒的家族和姓氏為對象，這已經是100多年來的習慣，即使這個家族靠著收養的形式，很虛假地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羅馬人仍舊把尼祿看成日耳曼尼庫斯的孫子，也是奧古斯都的直系傳人，表示極度的尊敬。要說服禁衛軍心甘情願放棄為暴君服務的機會，這是一件很不容易而且得罪人的事。伽爾巴、奧托和維特裡烏的迅速垮台，讓軍隊知道皇帝是他們創造的傀儡，也是可以讓他們無法無天的工具。韋斯巴薌出身寒門，祖父是一個普通士兵，父親是職位很低的稅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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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靠著自己的功勳，在年事已高時，才爬升到帝王之尊。雖然他的功績頗高，但還沒有到達顯赫的地步，個人的德行也因過分的吝嗇而失色不少。像這樣一位國家元首，他真正的利益是放在兒子的身上，憑著儲君光輝以及和善的性格，可以轉移公眾的視聽，不再注意寒微的門第，只想到弗拉維亞家族未來的光榮。提圖斯的溫和統治，使羅馬世界度過一段美好的歲月。人們懷念他，轉而庇護他的弟弟圖密善的惡行達15年之久。


 六、圖拉真與哈德良的傳承

圖密善被弒身亡後，涅爾瓦還未登基就已經對他所要面對的狀況有所認識：前任的長期暴政所激起的反叛浪潮，正在急速擴展。他已年登花甲沒有精力加以遏止，善良之輩固然尊敬他那溫文儒雅的性格，但是對付腐敗墮落的羅馬人，則需要治亂世用重典的強硬手段。儘管他有好些親戚，但屬意於外人繼承他的皇位，選擇了年約40歲，在下日耳曼統率一支勁旅的圖拉真。他將其收為養子，並立即由元老院頒發敕令，宣佈圖拉真是他的同僚和帝國的繼承人。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無奈之事，在我們為評述尼祿的惡行而不勝其煩時，我們卻只能從吉光片羽的文字中體察圖拉真的言行。然而有一事實絕非奉承之辭，那就是圖拉真死後250多年，元老院在新帝登基的例行祝賀文告中，希望他在給予人民幸福方面超過奧古斯都的作為，在個人的德行操守方面媲美圖拉真的言行。

像慈父一樣治國的圖拉真，我們相信在他將大權授予多疑善變的親戚哈德良前，一定會考慮再三。當他臨終之際，是普洛蒂娜皇后運用手腕，使圖拉真下定決心，還是他自己讓收養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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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真相很難得到定論。哈德良在毫無波折的狀況下，被承認為合法的繼承人。如同我們之前所提，他治理下的帝國在安定繁榮中日益強大。他提倡藝術，修訂法律，加強軍事訓練，親身視察所有行省，不僅精力充沛，而且才智過人，在處理政務時，既能照顧全局，又能洞察細節。但在他心靈的深處，主要是受到好奇和虛榮的驅使，在不同的領域都期望有所作為。哈德良是偉大的帝王、幽默的辯士和雄猜的暴君，他的作風就大處來說相當的公正與謙和，然而在即位最初幾天，就處死4位曾任執政官的元老，這幾位是他的死對頭，卻也是帝國的功臣。到後來，他因疾病纏身痛苦不堪，變得脾氣乖張，粗暴殘忍。元老院為了要把他尊為神明還是貶為暴君，感到困擾不已，只有忠心耿耿的安東尼，為他爭得應有的尊榮。

哈德良那反覆無常的性格影響他對繼承人的選擇，有幾個才智出眾的人物，雖然在他來說是又愛又恨，倒也認真加以考慮。最後他收養了伊利斯·維魯斯。這是一位輕浮而浪蕩的貴族，因為容貌英俊而被哈德良的男寵安提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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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推薦。哈德良花了大筆犒賞，換得軍隊對繼承人的歡呼擁戴。就在哈德良自我陶醉於自己的選擇和手腕中時，那位新封的愷撒卻一命嗚呼。伊利斯只留下一個兒子，哈德良將他托付給安東尼照顧，後來又加以收養。待馬可登基以後，也授予他相等的君權。年輕的維魯斯雖然有很多缺點，還是有點自知之明，那就是對傑出的同僚非常尊重，他愛好玩樂，不能吃苦耐煩，自願放棄治理帝國的任務。這位哲人皇帝憐憫他的早死，掩飾他的愚行，盡量讓他在身後留下美名。

等到哈德良的情緒平息下來，為了名留千古，澤惠子孫，他決定要選擇最優秀的人物登上羅馬皇帝的寶座。他的慧眼很快就發現一位50歲的議員，從事公職一生毫無瑕疵；還有一位17歲的青年，謹言慎行而且才華橫溢。哈德良將年長者收為養子成為儲君，條件是年長者要立即收養年輕人。這兩位安東尼(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兩位)才德兼備，統治羅馬世界長達42年之久。雖然年長的皮烏斯有兩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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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能以國事為念，不顧家庭私利，將女兒福斯蒂娜嫁給年輕的馬可。他從元老院獲得執政官和護民官的權力，毫無自滿、猜疑的心理，真誠邀請馬可共同處理國政。在另一方面，馬可尊重恩人高尚的品格，愛之如父，敬之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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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皮烏斯崩殂後，他還是恪守前任的規範來治理國家。兩位安東尼的共同執政獲得了極大的成效，這可能是歷史上唯一以人民福祉為目標的政府。


 七、安東尼王朝的傳承

提圖斯·安東尼·皮烏斯被稱為努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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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這兩位都以愛好宗教、正義與和平為共同的特點，但是後者所處的時代，使其在履行這些美德時有更大的施展空間。努馬只不過制止了鄰近村莊相互搶奪收成而已，安東尼則使四境得到安寧和平。皮烏斯的統治有一個特色，就是能提供的歷史材料不多。說得明白一點，歷史往往就是人類罪惡、愚昧和災禍的記錄。他在私生活方面，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天性純真樸實，無視虛榮做作，善處中庸之道，樂於正直無為，凡事均能適可而止，表露出安詳善良生活的一面。

馬可·安東尼更為嚴謹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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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由無數次的凝神討論、耐心聽講和通宵苦讀，才獲致豐碩的學養。他從12歲開始，奉行斯多噶學派的嚴格教條，被教導要讓身體聽命於心靈，感情服從理智，認為德行是至善，邪行是至惡，一切身外之物均無足輕重。他的《沉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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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戎馬倥傯之際撰寫而成的，現在尚流傳世間。他甚至不惜以帝王之尊公開講授哲學，這種立德、立言的不朽功業，雖聖哲賢君亦不過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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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生活，是對芝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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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義最好的詮釋，那就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行事公正，處世仁慈。他因阿維狄斯·卡西烏斯在敘利亞叛變後畏罪自殺，無法化敵為友而感到悔恨不已。元老院為了聲討賣國賊群情激昂，卻被他平息下來，證明其確實發自至誠。他厭惡戰爭，認為這是對人性的屈辱和摧殘，但是一旦必須進行正當防衛，他就會義不容辭地披甲上陣。冬天，在冰凍的多瑙河岸邊，他親冒矢石進行了八場戰役，嚴酷的氣候使他原本虛弱的身體因不支而逝世。後代子孫無不感恩懷德，馬可·安東尼去世100多年後，還有很多人把他的雕像供奉在神龕內，當作家神來祭祀。

若要指出世界歷史中哪一個時期，人類最為繁榮幸福，我們將毫不猶豫地說是從圖密善被弒到康茂德登基的這段時間。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受到絕對權力的統治，其指導方針是德行和智慧。4位皇帝一脈相傳，運用恩威並濟的手段，統制部隊使之秋毫無犯，全軍上下無不心悅誠服。在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和安東尼小心翼翼的維護下，文官政府的形式得以保持。他們喜愛自由的形象，願意成為向法律負責的行政首長，在他們統治下的羅馬人享有合理的自由，已經恢復共和國的榮譽。

這些君主勤勞國事，功成名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報酬，他們樂於見到治下人民過著幸福的生活，認為這才是真正令人驕傲的光榮。雖然他們享用著人類最高貴的令名，卻時刻要懷著憂患意識，知道若只依賴個人品格，人民的幸福無法永葆。用來維護大眾利益的絕對權力，一旦被放縱任性的幼帝或猜忌嚴酷的暴君濫用，必然帶來破壞性的後果，立刻就會大禍臨頭。指望元老院和法律來約束皇帝固然理想，但只能彰顯皇帝的德性，無法改正皇帝的惡行。軍事武力是盲從和不可抗拒的壓迫工具，羅馬人的生活習性極其腐敗墮落，使諂諛者急於歌功頌德。朝廷的大臣和官吏只會順從主子的恐懼或貪婪，縱慾或暴虐。


 八、歷史的回顧

這種極度令人戰慄的憂慮，已經從羅馬人的經驗中獲得證實。《羅馬編年史》所敘述的皇帝，顯示出人性的善變和難以捉摸，我們很難從現代歷史中找到這種混亂而可疑的特性。在這些皇帝為善和敗德的言行中，我們只能列舉其中最關緊要者，上焉者是人類最高尚完美的典型，下焉者是人類最無恥墮落的範例。在圖拉真和安東尼的黃金時代之前，是黑暗酷虐的黑鐵時代。把奧古斯都不肖的繼任者一一列舉幾乎毫無必要，他們無出其右的罪行與其上演的華麗殿堂，令人無法遺忘。像是提比略的睚眥報復、卡利古拉的殺戮狂暴、克勞狄的萎靡軟弱、尼祿的放蕩殘酷、維特裡烏斯的縱慾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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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圖密善的怯懦無情，注定要禍延子孫，遺臭萬年。在這80年當中(除了韋斯巴薌短暫的統治外，其實他的作為尚有商榷餘地)，羅馬在永無寧日的暴君統治下痛苦呻吟，不僅滅絕了共和國的古老家族，並且只要有任何才德之士崛起，都會遭到致命的打擊。

在這些形同禽獸的暴君統治下，羅馬人過著生不如死的奴隸生活，同時也基於兩種特殊狀況導致這種後果：一種是相較於他們在從前所擁有的自由；一種是來自對外的擴張和征服。這使他們比起任何時代和任何暴君治下的受害者，後果更為悲慘可怕。這種特殊狀況造成的後果有兩個：其一是受害者對巨大悲痛的自覺；其二是無法逃脫壓迫者的魔掌。

一、在塞菲後裔統治下的波斯，歷代國王殘酷暴虐。寵臣經常在宮廷的接待、用膳或陪寢時被殺。據記載，有位年輕貴族提到，每次退朝前都不知道是否能保得住腦袋。面對這種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恐怖，波斯人幾乎再現了羅斯坦
[177]

 的冥想：縱使以絲線懸利劍於頭頂，隨時可以命喪黃泉，波斯人仍然憩睡如故，平靜的心情絲毫不受干擾。國君蹙眉表示不滿，臣下很清楚自己可能會死無葬身之地，但禍福無常，雷劈或中風，同樣能取人性命，明智之士應及時行樂以忘卻朝不保夕的生活。這些國王的寵臣由奴僕而晉身貴族，要知道他們被卑賤的雙親所賣，出身和家國一概不知，從小就在後宮嚴格的紀律中成長。
[178]

 他們的姓氏、財富和地位都是蒙受主子的恩惠，當然主子也可收回賜予的一切，這是極為公平的事。要是他們具備羅斯坦的知識，就會用偏見來肯定他們的習性，除了專制君主政治以外，他們無法說出任何其他的政府形式。東方的歷史告訴他們這就是人類必須接受的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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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蘭經》和這本聖書的詮釋者，不斷地灌輸給他們，蘇丹是先知的後裔和奉神旨意的人，忍耐是伊斯蘭教徒的最高美德，無條件服從是人民的最大責任。

羅馬人的心智經由不同途徑而被奴化。他們雖自甘墮落、承受著軍方暴虐的重壓，長久以來，卻還保存著祖先那種生而自由的情操和理想。希爾維狄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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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拉西
[181]

 、塔西佗和普林尼所受的教育方式，跟加圖和西塞羅完全相同。他們從希臘哲學中，吸收人性尊嚴和社會本源最正確公平的概念。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教育他們要尊重一個自由、和諧、勝利的共和國，聲討愷撒和奧古斯都所犯下的一連串罪行，內心鄙視那些用最卑下的奉承來表現對暴君的崇拜的人。其中有些人出任政府官吏和元老院議員，他們可以參加會議制定法律，卻用自己的名字來替帝王的行動背書，把自己的權力出賣給居心險惡的暴君。提比略企圖用法律程序來掩飾謀殺行為，因使元老院成為幫兇和受害人而暗自竊喜，他這種手法也被一些皇帝採用。在元老院會議中，正直的羅馬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而受到譴責。那些惡名昭彰的控訴人，滿口大公無私的愛國論調，在法庭觀賞審問所謂的危險公民。公職多作為有財有勢者的酬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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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法官充滿奴性，嘴裡宣稱要維護共和國的尊嚴，但當國家的元首違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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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法官面對帝王的冷酷無情和殘暴不仁，感到戰慄害怕，
[184]

 滿口歌頌他的仁慈。暴君反而瞧不起這些人的奴性，知道他們表面裝出一副很誠摯的樣子，內心卻希望看到他垮台，基於這種心理而遷怒整個元老院。

二、歐洲分裂為許多獨立的國家，相互之間因宗教、語文和生活習俗大致雷同而產生聯繫，結果反而對人類的自由有所助益。近代的暴君儘管率性妄為，無所憚忌，也會在對手的環伺、輿論的指責、盟邦的忠告和外敵的憂患中，稍為約束自己的行為。那些對暴君不滿的人士，逃離狹小的領土，很容易在較為祥和的環境裡得到安全的庇護。他的才華得以施展，可以自由抱怨所受的迫害，甚至可以訴諸復仇手段。但是當時的羅馬帝國則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國落入一個人手中，那麼對他的仇敵而言，整個世界就成了堅固而恐怖的監獄。在帝國專制統治下的奴隸，不管是拖曳著鍍金的鎖鏈在羅馬的元老院受到判決，或是被終身放逐於塞裡法斯島的荒巖或多瑙河冰凍的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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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只有在絕望中靜待最終命運的降臨。反抗只是自尋死路，也無處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廣闊的陸地包圍，在橫越時，就會被發現並捉回，最後還是會被解送到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離邊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遼闊的海洋、荒蕪的沙漠和帶著敵意的蠻族外，別無其他。這些蠻族不但態度粗暴，而且言語不通，他們的國王也很高興犧牲一個討厭的逃犯，來換取皇帝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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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西塞羅對被放逐的馬塞盧斯說道：「不管你在哪裡，記住，你還是在羅馬暴君的勢力範圍之內。」


 第四章 康茂德殘酷而暴虐的愚行 佩爾蒂納克斯被推舉為帝，勵精圖治遭禁衛軍所弒(180—193 A.D.)


 一、馬可以私害公的傳位安排(180 A.D.)

斯多噶學派嚴肅的紀律，沒有改變馬可的溫和敦厚，有時不免顯得婦人之仁，這成為他性格上唯一的缺失。他雖然智力超凡，卻常因赤子之心而受到蒙騙。別有企圖的人士很瞭解皇帝的弱點，打著哲學的幌子作為晉身之階，表面裝出一副不求名利的樣子，事實上卻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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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弟弟、妻子和兒子太過溺愛縱容，超出個人德行應有的範圍，以致他們有恃無恐，胡作非為，禍國殃民，遺毒無窮。

皮烏斯的女兒福斯蒂娜是馬可的妻子，素以風流韻事和容貌艷麗而著稱當時。馬可那種哲學家般嚴肅和簡樸的氣質，不可能和她過縱情聲色的生活，更無法約束她那熱情奔放的行為，因此她才為人所不齒。
[188]

 丘比特
[189]

 在古代是一位縱情聲色的神祇，皇后也一樣無所忌憚，身邊蓄養面首，毫無羞恥之心。馬可是整個帝國唯一不知福斯蒂娜姦情的人。皇后的敗德行為影響世道人心，侮辱丈夫的名譽，馬可卻還將她的一些情人擢升到高官厚爵的地位。30年的婚姻生活證明馬可的溫柔體貼，對她的關懷尊重至死不渝。在他的《沉思錄》中，他感激神明賜給他一位忠實溫柔、天真爛漫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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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她死後，元老院在他誠摯的請求下，只好立她為女神，供奉在神廟裡，和朱諾、維納斯和克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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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受到民眾的膜拜祭祀。他還頒布詔令，令青年男女在結婚當天，必須在貞潔保護神的祭壇前面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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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滔天的兒子更使父親的純良德行蒙上一層陰影。馬可因偏愛他的不肖子而犧牲百萬人的幸福，沒有從共和國裡選擇儲君，反而傳位自己的家人，引起公眾反感。不過，焦慮的父親一直期盼得位有人，他費盡心血，延請飽學名師和有道之士教導康茂德，期待借重他們的言行，擴展康茂德原本狹窄的胸襟，革除早已被寵壞的惡習，使其有能力和德操在將來接掌寶座。然而除了與他習性相近的嬉游項目外，其他方面的教導根本不能發揮作用。哲學家嚴肅講授的枯燥哲理，在放蕩玩伴的慫恿和引誘下，被遺忘得一乾二淨。馬可本人也拔苗助長，竟在他兒子十四五歲時，就要他參與處理國政。馬可後來又活了4年，對於輕率地將一個心浮氣躁的年輕人推上理智與國法都無法約束的位置，他自己也難免悔恨不已。

大多數擾亂社會內部安定的罪惡，是基於人類有滿足慾望的需求；而不公平的財產法，使大多數人所垂涎的物品，只為少數人所據有。在人類的慾望當中，對於權力的熱愛，是最強烈而又不容共享的，那是由於人類尊榮的極致來自天下萬眾的臣服。在內戰動亂時期，社會法律失去了效用，人道的法則很難填補上這個位置。爭奪的激情、勝利的榮耀、失敗的絕望、對舊恨的記憶以及對未來禍患的恐懼，全都促使人神智激憤與憐憫之聲沉寂。每一頁的歷史記錄，都因這種爭奪權力的動機而沾滿內戰的鮮血。但這種動機對康茂德而言，並不足以解釋他那毫無道理的殘酷暴虐。因為他已享有天下，應再無所求。馬可所寵愛的兒子，在元老院和軍隊的歡呼聲中登基(18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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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幸運無比的青年即位以後，既無對手可供剷除，也沒有敵人需要懲處，在這種四海昇平的狀況下，理應勤政愛民，傚法前面5位皇帝的豐功偉業，而不是自甘墮落於沿襲尼祿和圖密善可恥的命運。

何況康茂德並非天生嗜血的虎狼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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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也不是行為殘暴的人，與其說他邪惡還不如說他懦弱。就是因為他的個性單純畏怯，受到身邊侍從的左右，逐漸心靈被腐蝕。他之所以殘酷暴虐，開始是受到別人的擺佈，逐漸墮落成為無法自拔的習慣，最後使得人格為獸性所控制。

康茂德在父皇死後，發現自己對統率大軍無所適從，也不知道如何指揮對抗誇迪人和馬科曼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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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艱苦戰爭。過去環繞他四周那群奴顏婢膝的儇薄少年，雖然遭到馬可的斥逐，很快在新皇帝身邊獲得職位。他們對越過多瑙河在野蠻國家的戰事，誇大危險和艱巨的程度，讓荒淫怠惰的皇帝相信，憑著他的威名，只要交代部將率領軍隊出兵，就會使蠻族喪膽、迎風而降。他們還特別強調，用這種方式征戰更為有效。他們用盡心機迎合他好色的慾望，將羅馬的安逸舒適、富麗堂皇和精緻優美的生活，拿來與潘諾尼亞軍營中的忙亂辛苦和清寒單調做比較。康茂德受到花言巧語的蠱惑難免心動，但是在自己的嗜好和殘存的對父親所留的顧命大臣的畏懼之間舉棋不定。夏天很快過去，他不得不將進入首都的凱旋式延到秋天。他有著優美的儀容，穿上講究的服裝，裝出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大獲公眾的好感；他剛剛給予蠻族的體面的和平，使整個帝國都能感受到歡樂的氣氛；他迫不及待進入羅馬的心情，被認為是熱愛他的國家；即使他縱情於歌舞昇平，也因為他才19歲而幾乎聽不到責難的聲音。


 二、康茂德登基後朝政失修(183—189 A.D.)

康茂德統治的前3年，在忠心耿耿的顧命大臣的維護下，政府還能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精神。這些人都是正直忠誠之士，由馬可拔擢用以輔助其子。康茂德在起初還能存有一絲敬意，年輕的皇帝和佞幸的寵臣雖然弄權玩法，但是他的雙手還沒有沾滿鮮血，甚至還表現出慷慨寬厚的氣概，經過相當時日，或許還可鎔鑄成為堅實的美德。不幸的是，一起謀殺事件終於對他搖擺不定的性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有一天夜晚(183 A.D.)，皇帝在返回宮廷的途中，經過競技場漆黑狹窄的柱廊。一個刺客在他通過時，拔劍向他衝去，並且大聲叫道：「元老院要你的命!」這番威脅的言辭影響到刺殺的行動，衛士捉住刺客，立刻洩漏出主謀，是出於內廷而不是宮外。魯琪拉是皇帝的姐姐，也是盧修斯·維魯斯的遺孀，因不甘於位居次階，而且嫉妒皇后在內廷的權勢，才發動了武裝刺客謀殺弟弟的事件。魯琪拉不敢將陰謀告訴她的第二任丈夫克勞狄·蓬皮安努斯，這是一個忠心耿耿而且功勳卓著的元老院議員。她從她的姦夫中間(這方面她模仿福斯蒂娜的作風)，找尋到膽大包天的暴徒，這些人不但願意給她體貼的熱情，也願意為她行兇。陰謀分子都受到法律嚴厲的制裁，魯琪拉被奪去公主頭銜，受到放逐的處罰，後來還是逃不過被殺的命運。

刺客的話深深烙印在康茂德心頭，對整個元老院留下難以磨滅的恐懼和恨意。過去他敬畏那些直言忠貞的元老和顧命大臣，現在卻懷疑他們是暗中潛伏的敵人。在羅馬帝制中常會出現告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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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在前朝不能發揮作用，幾已銷聲匿跡，此刻發現皇帝正在元老院中尋找心懷不滿和圖謀不軌的人士，便又開始興風作浪成為可畏的工具。馬可重視的國政會議，是由聲名卓越的羅馬人組成，這些功在國家的重臣不久就都變成了罪犯。在重賞之下，告發者不辭辛勞加緊工作，以致成果極為豐碩：舉凡個人操守嚴謹者，被羅織為對康茂德不當行為做無聲的譴責；身居重要職位者，被認定會危及君主的權威和地位；還有那些獲得他父皇友誼的德高望重之士，更引起兒子的反感。懷疑就是證據，審判等於定罪。元老院的議員一個個被殺，誰要是表現悲傷或者想要報仇，也難逃死亡的命運。康茂德一旦嘗到血腥的滋味，就變得更加冷酷無情，至死不悔。

在暴君手下無辜的犧牲者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莫過於昆體良家族的馬克西穆斯和孔狄亞努斯兄弟。他們手足情深、心性相通，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文字寫作、藝術追求或嗜好享受，兩人如切如磋相輔相成，因而贏得不朽的名聲和讚譽。雖有龐大產業，卻從未有分家念頭，兩人共同創作的論文還遺留一些斷簡殘篇，終其一生可說是同心同德，為世人所有目共睹。安東尼重視兄友弟恭的德行，欣賞他倆合作無間的精神，在同一年中拔擢他們出任執政官。馬可後來又把希臘文官政府和指揮大軍的責任托付到他們兩位的手中，因而在對日耳曼的戰役中獲得重大的勝利。康茂德假仁義之名，說他們兄弟誰也不會獨生，所以將兩人一起處死。

暴君的狂怒使得元老院血流成河，接著就讓他的劊子手身受慘報。康茂德沉溺於血腥和奢侈，而把國家大事無論鉅細，全部委付給為虎作倀、包藏禍心的佩倫尼斯負責處理。他因謀害前任而取得職位，但是其人精力出眾而且精明強幹，運用各種勒索和敲詐的手段，借抄沒貴族和豪門的家產以滿足私慾，累積龐大的財富。禁衛軍由他直接指揮，他那深具軍事天分的兒子則統率伊利裡亞軍團。佩倫尼斯對帝國有野心，在康茂德看來真是罪大惡極。要不是皇帝已有防備，出其不意將其處死(186 A.D.)，他很有可能達成企圖。

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上，一位大臣的垮台真是微不足道，但這個事件是由特殊狀況所促發，證明軍紀的規範早已蕩然無存。駐守不列顛的幾個軍團，對佩倫尼斯的施政表示極度不滿，挑選1500名官兵組成代表團，
[197]

 帶著將領的指令來到羅馬，在皇帝面前申訴他們的怨氣。這批軍方的陳情代表以其堅定的行動，挑動禁衛軍的不和，誇大不列顛駐軍的實力，使得康茂德大為驚慌。他們要挾必須將國務大臣處死，軍隊的冤屈才能獲得洗清。
[198]

 遠戍邊疆的部隊這種放肆無禮的態度，以及被他們發現政府的軟弱無能，成為帝國大動亂的預兆。

不久之後，一個從極其細微的事件引發的新的社會動亂更表明了國政的疏失已極其嚴重。部隊之中逋逃的風氣大盛，這些逃跑的士兵並沒有隱匿躲藏，反而公然攔路搶劫。馬特努斯出身行伍，膽識過人而不安其職，集合此類盜匪形成一股惡勢力，他打開監獄釋放囚犯，煽動奴隸爭取自由，大肆搶劫高盧和西班牙未設防之富庶城鎮。行省的總督袖手旁觀不加理會，放任他們蹂躪地方，甚至還與其坐地分贓。最後，驚動皇帝要嚴加處置，他們才從因循怠惰中振作起來。馬特努斯發現自己身陷險境，必須盡快設法打開一條生路，下令手下的群盜化整為零，各以小股方式偽裝掩蔽通過阿爾卑斯山，趁著自然女神節慶的狂歡喧鬧，
[199]

 齊集羅馬。他要殺死康茂德，登上虛懸的帝座，這種狂妄的野心已非盜匪的行徑。他所採取的措施不僅有效而且配合良好，潛伏的亂賊已經滿佈羅馬街頭。正當時機成熟開始行動時，一個同夥出於嫉妒而向當局告發，以緻密謀暴露，功敗垂成。

雄猜陰鷙的皇帝通常隨心所欲，喜歡提拔低階微賤之人至高位。這些人除了他的恩寵以外別無依靠，必然死心塌地為其效命。克利安德繼承了佩倫尼斯的職位，他是弗裡基亞人
[200]

 ，這個地方的人士，生性剛愎固執而又滿身奴氣，想要改變他們的想法，唯有拳頭才能奏效。他以奴隸的身份從故鄉被送到羅馬，進入宮廷以後，因為能夠迎合主子的心意而蒙重用，很快地晉陞到公民才能擁有的高位。比起前任，克利安德對康茂德的心思更具影響力，因為他無才又無德，不會引起皇帝的猜忌和疑懼。貪婪支配著他的心靈，也是他施政的最高原則。執政官、貴族和元老院議員的職位全部拿來公開出售，要是有人拒絕花費自己大部分的財產，來購買這些毫無實權而且可恥的官位，就被視為不滿分子。國務大臣出售有利可圖的行省職缺，竟與總督狼狽為奸，朋比瓜分人民的資財。司法部門可以用錢收買，毫無公正可言。有錢的罪犯對合乎法律的判決不僅可以翻案，還可隨他高興將懲罰加諸原告、證人和法官身上。

克利安德運用卑鄙污穢的手段，在3年內斂取巨額財富，沒有任何自由奴的財富能與之比擬。
[201]

 這位佞臣在適當的時機，將精心準備的華貴禮品呈送在主子的腳前，使康茂德感到非常滿意。為了轉移公眾的忌恨，克利安德用皇帝的名義，建造浴場、柱廊和休閒場所供民眾使用。他自欺欺人認為這種慷慨大方的行動，會讓所有的羅馬人受到蠱惑而喜上心頭，就不會在意每日出現的血腥場面。他們會忘卻比羅斯之死，這位元老院的議員有卓越的功勳，先帝曾將女兒許配給他；他們也會忘記阿里烏斯·安東尼被處決的場景，他是賢德的安東尼家族的最後一位代表。前者雖然正直但不夠審慎，竟然企圖向自己的舅子揭發克利安德的真面目；後者以代行執政官頭銜出任小亞細亞總督時，對佞臣派往當地斂財的手下，做出公正的判決，而慘遭殺身之禍。在佩倫尼斯死後，康茂德心生恐懼，短時間內裝出一副明德修身的樣子，停止那些邪惡荒唐的行為，回憶起公眾對他的咒罵，就把年幼無知所犯的過錯，全部推到佩倫尼斯的身上。但是，他的悔過只持續了30天，即又故態復萌，在克利安德的暴虐摧殘下，反而讓人思念佩倫尼斯的施政時光。

羅馬的災難在瘟疫和饑饉的肆虐下(189 A.D.)已經到達極點，
[202]

 前者可以說是神明憤怒所致；但是，在有錢有勢的大臣支持下實施穀物專賣，則是造成後者的直接原因。不滿的民眾長久以來怨聲不絕，終於在競技場中爆發開來，大家很快離開所喜愛的娛樂活動，而要通過報復發洩心頭的恨意。蜂擁的群眾衝向皇帝在市郊憩息的宮殿，在義憤填膺的喧囂聲中，高呼要索取人民公敵的頭顱。指揮禁衛軍的克利安德
[203]

 ，下令騎兵向前衝鋒，驅散暴動的群眾。群眾不敵，趕緊逃往城市，有些人被殺，更多人遭踐踏致死。但是當騎兵進入街道，人們從房屋的屋頂和窗口投下石塊和標槍，追擊的行動受到阻擋。負責城防的步軍支隊
[204]

 ，一向就嫉妒禁衛軍騎兵的特權和傲慢，反過來站在人民這一邊，結果使得暴動變成一場正規交戰，不把對方殺光絕不干休。

禁衛軍最後寡不敵眾只有退兵，憤怒的群眾如潮湧一般再度攻擊皇宮大門。這時康茂德還沉醉於胡天胡地的享受當中，只有他不知道發生內戰。誰要是敢向他報告這種觸霉頭的消息，一定會被處死。要不是他的姐姐法迪娜和愛妾梅西亞闖到他面前，他難免會在禁衛瓦解的狀況下喪生。她們兩人披頭散髮、淚流滿面，投身在他腳前，在極度惶恐下，滔滔不絕地向驚愕不已的皇帝訴說克利安德的罪行、人民的憤怒和大難臨頭的災禍。她們告訴他，幾分鐘之內，就會讓宮殿和所有人員遭受毀滅的命運。康茂德從迷夢中驚醒過來，下令砍下克利安德的頭顱丟給人民。這個場面已經滿足群眾要求，暴亂立即平息下去，馬可的兒子重新獲得臣民的擁戴和信任。


 三、康茂德的敗德惡行與隕滅(189—192 A.D.)

康茂德的心靈已經完全喪失道德和人性的情操，把治國的權柄視為無物，朝中的政事一概交付給無恥的佞臣，自己竟日縱情聲色犬馬之歡。他的時間都消磨在後宮，那裡有300名美麗的少女，還有同樣數目的孌童，來自各個階層和行省。一旦狐媚誘惑的技巧無法滿足皇帝，這個野獸般的愛人就會求助於暴力。古代的歷史學家將這種淫亂的場面描述得入木三分，根本無視天理和禮法的限制。但是，現代語文講究高雅莊重，不宜將其中細節忠實地翻譯過來。在縱慾的過程中又穿插著下流低級的娛樂節目。羅馬最優雅時代的影響，辛勤施教所花費的苦心，從未在他那充滿獸性和庸俗的心中灌輸一點學識，他是羅馬第一個既不求知又無品味的皇帝。尼祿很講究或者說假裝講究藝術素養，在音樂和詩歌方面，自認還能高人一等。我們不可因為他未能將打發閒暇的風雅享受變成一生的事業與大志，就鄙視他對文藝的追求。但是康茂德從最早的兒童時期開始，就對文學和理論的課目感到極為厭煩。他喜歡平民化的娛樂，像是競技場和賽車場的各種活動，角鬥士的打鬥廝殺以及獵取野外的猛獸。馬可替他的兒子安排了很多學科的教師
[205]

 ，他聽講時不僅不專心而且產生反感；可是摩爾人和帕提亞人教他投擲標槍和彎弓射箭時，這位門徒倒是心無旁騖、凝神練習，仗著上天賦予的穩定的眼力和靈活的手臂，不久就趕上師父的技巧。

他的身邊圍著一群奴才，依靠主子各種惡習而陞官發財，所以對他這種不入流的愛好就大為捧場歡呼。大家都用吹捧的話來奉承他，說他的豐功偉業就像希臘的赫拉克勒斯，擊斃勒梅安的獅子，格殺埃裡曼托斯的野豬，
[206]

 將列入眾神的行列，名聲永垂不朽。他們卻忘了，在原始社會，猛獸常與人類爭奪尚未定居的土地，成功戰勝這批兇猛的野獸，確是最真實而有益的英雄行徑。在羅馬帝國的文明國度中，野獸遠離有人煙的地方，也在城市的附近絕跡。現在到荒漠曠野去追捕它們，再將它們運到羅馬，用非常壯觀的方式死於皇帝的手中，這種事對君主而言確實很荒謬，也讓人民在無形中感到暴力的威脅。
[207]

 康茂德由於自己無知，所以無法覺察其中的差別何在，反而很熱心地追求光榮的形象，稱呼自己是羅馬的赫拉克勒斯(在留存的勳章中可以看到)，把棍棒和獅皮置於帝座的兩邊，作為權力的象徵，並且樹立雕像，把自己當作神明來祭祀。他在每天舉行的凶險娛樂中，將英勇和鬥技發揮到極致。

康茂德在讚美聲中得意忘形，逐漸泯滅羞恥之心，原來他只在宮牆內對少數寵臣表演，現在他決定向羅馬人民顯示自己的武勇。在指定的日子，競技場吸引大批心懷奉承、敬畏和好奇的觀眾，對皇帝精彩的表演，全都高聲歡呼讚不絕口。他只要瞄準動物的頭部和心臟，就會準確擊中，造成致命的傷口。他用的箭頭呈彎月形，可射斷飛跑中鴕鳥的細長脖子
[208]

 。他讓人將一隻豹鬆綁，等它向著發抖的罪犯撲上去時，這位皇帝射手將箭射出去，野獸立時中箭而死，犯人則毫無損傷。有一次，100隻獅子從競技場的獸穴中被放出來，康茂德投擲100根標槍，把在場內奔跑咆哮的獅子一一射殺，而且槍無虛發。不論是大象還是皮如甲冑的犀牛，都承受不住雷霆一擊。埃塞俄比亞和印度出產的珍貴獸類，有很多在競技場中被殺，有的只在圖畫中見過，還有的只會出現在當時人的幻想當中。
[209]

 在所有這些表演中，羅馬的「赫拉克勒斯」(指康茂德)得到最嚴密和安全的保護，以免野獸突然撲了過來，就會傷害到皇帝的自尊和神明的威嚴。

皇帝列名在角鬥士名單中，自己感到揚揚得意。事實上這種職業受到羅馬法律和習俗排斥，被認為低賤且極不榮譽，
[210]

 所以一般百姓看到這種狀況無不感到羞恥。康茂德選擇擔任盾劍手的角色，他與網戟手的格鬥，
[211]

 是競技場中驚心動魄的血腥比賽之一。盾劍手配備頭盔、短劍和圓盾；他的對手赤身裸體，拿著一副大網和一根三叉戟，他要用撒網纏住敵人，再用三叉戟刺死敵人。如果第一次撒網失手，就得逃開盾劍手的追殺，直到準備好第二次撒網為止。皇帝曾經參加格鬥735次，光榮的記錄全部詳細記載在《皇帝實錄》裡。他所作所為中最可恥的事，是從角鬥士的基金中，支領很大一筆酬勞，
[212]

 結果變成羅馬人民新的苛捐雜稅。可想而知，世界的主人在這些格鬥中一定是贏家，他在競技場中的勝利並不是經常血跡斑斑，但是他在角鬥士學校
[213]

 或自己的宮廷進行練習時，那些倒霉的對手為了獲得光榮，經常要在康茂德的手中受到重創，將阿諛諂媚烙上自身的鮮血。
[214]

 他現在瞧不起赫拉克勒斯的威名，保盧斯是一位聲威遠震的盾劍手，如今成為他唯一聽得入耳的名字，於是把它刻在他那巨大的雕像上，元老院為了奉承他，就用這個名字再三高聲歡呼。

魯琪拉的丈夫克勞狄·蓬皮安努斯是一位德行高潔之士，也是元老院氣節凜然的議員，他讓自己的兒子照舊前往競技場，不要顧慮安全的問題。他認為自己是一位羅馬人，生命早已交到皇帝的手中，但是他不能坐視馬可的兒子出賣人格和尊嚴。蓬皮安努斯雖然表現出大丈夫的氣概，卻躲過了暴君的怨恨，憑著好運保住地位和生命。
[215]



康茂德現在可謂罪孽深重、名譽掃地，在充滿諂媚喝彩的宮廷中，他也無可逃避地感受到帝國有識有德之士的蔑視與恨意。他感受到別人對他的痛恨、對國家有建樹的人的嫉妒、憂慮可能遭受的危險以及日常娛樂節目中養成的殺戮習慣，都在激起他那殘暴兇惡的獸性。由歷史的記載可知，因為他的猜忌和惡意，犧牲者的名單上僅任過執政官的議員就有一長串。他想盡各種辦法，要找出與安東尼家族有關係的人士，即使是助紂為虐和共享歡樂的佞臣，
[216]

 也一概斬草除根清除乾淨，這種暴行最後讓他自己也難逃死亡的命運。他濫殺羅馬的貴族，使得血流遍地，等到家臣也感到自身難保時，他自己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梅西亞是他的愛妾，還有侍從埃克勒克塔斯，以及禁衛軍統領萊塔斯，看到同伴和前任的下場而人人自危，決定要防止隨時會臨頭的覆亡，不管是暴君瘋狂的一時衝動，還是人民突發的揭竿起義。年前，康茂德打獵回來，感到非常疲倦，梅西亞乘機給他一杯毒酒，讓他回到寢宮去睡覺。當毒藥與酒醉發作時，一位以摔跤為業的強壯年輕人潛入寢宮，毫不費力地將他勒斃。在整個羅馬城甚至皇宮有人懷疑皇帝已死前，眾人已經很秘密地將屍體搬出宮外。這就是馬可兒子的下場，一個為萬民所恨的暴君這麼輕易就被推翻了。他接掌先人傳承的政權，在位13年，壓迫數以百萬計的臣民，這些人無論在體力和才幹方面，都不亞於他們的統治者。


 四、佩爾蒂納克斯即位後勵精圖治(193 A.D.)

鑒於事態極為嚴重，陰謀分子的手段相當冷靜和利落，立即決定要擁立一位皇帝登上寶座，條件是必須赦免弒君的罪行。他們將目標鎖定在了羅馬郡守佩爾蒂納克斯身上，他是曾任過執政官的元老院議員，顯赫的功績遮蔽了出身的寒微，於是他被擢升，得到了國家最高的榮銜。他治理過帝國大部分的行省，在所有重要的職位上，不論是文官還是軍職，都能以穩重、審慎和正直的作為，獲得良好的名聲。
[217]

 他現在是馬可碩果僅存的朋友和大臣。當他午夜被喚醒時，侍從和統領就等在門外，他很鎮靜地接見他們，心想他們是在執行主子殘酷的命令。誰知道他不僅沒有遭到處決，反被他們呈獻上羅馬世界的皇位。剛開始他還不相信他們的來意和保證，最後，確定康茂德已經死亡，他才抱著惶恐的心情接受紫袍，因為他非常清楚身居帝王之尊的責任和危險。
[218]



萊塔斯毫不耽擱，將新皇帝帶到禁衛軍營區，同時在全城散佈康茂德突然死於中風的說法，眾望所歸的佩爾蒂納克斯已經繼位。禁衛軍對皇帝死得不明不白感到十分詫異，沒有表現出任何欣慰，因為只有他們才享受到了康茂德皇帝的縱容和賞賜。但是，出於當前緊張的情勢、統領的權力、佩爾蒂納克斯的名聲和民眾的喧鬧叫囂，他們只有硬壓下心中所滋生的不滿，接受新皇帝所答應的犒賞，宣誓要對他效忠，興高采烈地拿著月桂樹葉，擁戴著他前往元老院。因為就算是軍方同意，還是要經過議會的批准。

這個重要的夜晚已過去，天亮後就是新年的開始(公元193年1月1日)。元老院的議員即將聽候通知參加不光彩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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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先康茂德根本不聽勸告，即使他身邊那些供他驅使的人，也至少會顧慮到典禮的莊嚴和個人的形象，但是他完全無動於衷，還決定在角鬥士學校過除夕，然後穿著角鬥士的服裝，帶著這些身份低賤的人員，一起去參加執政官的就職大典。在當天破曉前，突然之間，元老院的議員全被召集到康珂宮，準備接見禁衛軍的官員，批准新皇帝的當選。他們很安靜地坐在那裡沒有任何表示，不相信有這種意想不到的好事，懷疑是康茂德刻意安排的陰謀。當最後確定暴君已經不在人世，大家的歡樂和興奮到達極點。

佩爾蒂納克斯謙虛推辭，聲稱自己出身平民，指出在座有很多高貴的元老院議員，比他更適合榮膺帝國的重任。但是最終還是在大家全力的擁戴下登上王座，接受所有帝國權力的頭銜，大家用最誠摯的宣誓保證效忠。康茂德留下千秋萬載的罵名，大廳裡迴響著一片譴責暴君、角鬥士和人民之敵的聲音。大家在囂鬧聲中投票通過敕令，康茂德的榮譽全部被剝奪，他的名銜要從所有公共紀念物上抹除，他的雕像要全部被推倒，他的屍體要用鐵鉤拖進關角鬥士的鐵欄內，掛起來懸屍示眾，以平息公眾的憤怒。他們對那些膽敢藏匿遺骸，不交給元老院審判的頑固分子，表示極度的憤慨。但是有些事情佩爾蒂納克斯無法加以拒絕：像是有人為了紀念馬可，要為他舉行最後的儀式；還有他的最重要的擁護者——克勞狄·蓬皮安努斯，為康茂德流下同情之淚，感歎他的舅子遭遇到如此悲慘的下場，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的報應。

元老院在皇帝生前不惜卑躬屈節、百般奉承，死後卻毫不留情地加以鞭屍，說起來並不光彩，但也證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敕令的合法性受到帝國政體原則的支持，如果共和國的最高行政官員濫用權力，無論是要譴責、罷黜或處死他，都是元老院自古以來毋庸置疑的特權。但是，現在這個大權旁落的議會，只能以處罰一個已經垮台的暴君為滿足，因為他生前的統治，受到軍事專制政體的保護，無法對他進行審判。

佩爾蒂納克斯找到了一種更高尚的方法來譴責他的前任，用自己的德政來反襯出康茂德的惡行。他在登基那天把全部私人財產交給妻兒，這樣他們就沒有賣官鬻爵、假公濟私的借口。他拒絕拿奧古斯都的頭銜來自我標榜，更不願用愷撒的頭銜來腐化無處世經驗的青年。他把作為父親和皇帝之間的責任劃分得很清楚，用嚴格的簡樸方式來教育兒子，但並不保證會將帝位傳承給他，而一旦時機到來，兒子要讓自己配得上寶座。佩爾蒂納克斯在公開場合的態度溫和而又嚴肅，生活中經常找品德良好的元老作伴(私下對每一個人的真正性格都瞭解得一清二楚)，既不驕矜也不猜忌，把他們當作朋友和同伴，過去在暴君的淫威下患難與共，希望現在能夠同享美好的生活。他經常邀請大家歡度不拘形式的宴會，非常節儉而且不講究排場，被那些懷念康茂德時代的奢華與放縱的人所訕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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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爾蒂納克斯要盡可能治療暴君所施加的創傷，這是一項既令人愉快又令人感到悲哀的工作。無辜的受害者要是還活著，就從放逐中召回，從監獄裡釋放，恢復他們原有的地位和財產。對於那些被謀殺的議員尚未埋葬的遺體(殘忍的康茂德要他們在死後不得瞑目)，則下葬在先人的祖塋。他平反他們的名聲，並且盡力撫慰家破人亡的家族。其中最大快人心的事，莫過於處罰那些無事生非的告發者，他們是君主、德行和國家的公敵。即使在審判這些替天行道、謀殺皇帝的兇手時，佩爾蒂納克斯的做法也非常穩健，完全遵照司法程序，不為成見和仇恨所左右。

皇帝應該特別關心國家的財政。康茂德雖然使盡各種不法手段，用橫徵暴斂的方式奪取臣民的財產送繳國庫，但是他的奢華鋪張依然使得國庫入不敷出。等他死後，發現國庫只剩8000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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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需要拿來支付政府的日常費用，還急需一大筆犒賞金，這是新皇即位時答應禁衛軍的要求。在這困難重重的環境下，佩爾蒂納克斯以寬大和持重的態度，完全免除康茂德強征的苛捐雜稅，取消對國庫的不當請款。他用元老院的敕令向臣民宣告：「我情願光明正大治理一個貧窮的國家，也不願用暴虐和不義的手段來求取財富。」他認為節儉和勤勉是致富之道，據此原則，不久後使得民眾的需求獲得大量供應。宮廷費用立即減少一半，所有奢侈品公開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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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各種金銀器具、精巧賽車、多餘的絲織品和刺繡服裝及許多年輕貌美的男女奴隸。但為了表示人道的關懷，那些生而獲得自由人的資格，被人從哭號的父母懷中搶來的奴隸，並不包括在內。同時，他強迫暴君的佞臣和寵幸要捐出部分不義之財。就這樣他償還了國家的債務，並且出人意料地付清了公職人員的欠薪。他廢止各種強加在商業上的限制，將意大利和各行省的未耕地，發放給願意耕種的人，為了以示獎勵，他下令豁免10年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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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佩爾蒂納克斯為禁衛軍所弒(193 A.D.)

佩爾蒂納克斯言行一致的作為，使他獲得萬民的愛戴和尊敬，這對於君王來說是最高貴的回報。感懷馬可的人士，也從新皇帝身上看到光明的形象，慶幸自己能夠長久享受仁慈寬厚的統治。佩爾蒂納克斯滿腔熱血，太過急於改革腐敗的國家，以他的年齡和經驗來說，實在不應如此輕舉妄動，以致自己飲恨九泉，國家蒙受不利。他那真誠而魯莽的行事，讓一群奴性深重、專喜趁亂謀取私利的人聯合起來對抗他，他們偏愛暴君的施惠甚於公正無私的律法。

在舉國一致的歡樂聲中，禁衛軍陰沉的怒容暴露出了內心的不滿。他們勉強聽命於佩爾蒂納克斯，怕他會隨時會恢復嚴格的軍紀，他們懷念前任統治的權勢讓他們為所欲為。統領萊塔斯在暗中煽動他們的不滿，因為他在擁立之後才發覺，這位新皇帝會獎勵奴僕，卻不會受到近臣控制，所以要趁著為時未晚趕快動手。在佩爾蒂納克斯登基的第三天，士兵們抓到一位具有貴族身份的議員，打算把他帶到軍營，以紫袍加身擁為皇帝。這位議員不為危險的位階所動，滿懷恐懼地逃脫控制，跑到佩爾蒂納克斯的跟前來尋求庇護。執政官索修斯·法爾科是個出身古老而富裕家族的魯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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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後，受到慫恿後產生野心，趁著佩爾蒂納克斯不在羅馬時篡位。誰知佩爾蒂納克斯突然返回羅馬，以果決的行動粉碎了陰謀。如果不是皇帝認為他沒有造成損害，非常誠摯地請求加以赦免，法爾科就會以人民公敵的罪名被判處死刑。佩爾蒂納克斯向元老院表示，即使是一位元老院的議員被判有罪，他也不願讓流出的鮮血玷污他那純潔無瑕的統治。

這些失敗的行動只會激起禁衛軍的憤怒，3月28日，康茂德死後86天，軍營爆發動亂，軍官既沒有能力也不願出面壓制。有兩三百名士兵在中午出發，手裡握著武器，滿面怒容衝向皇宮。大門被衛兵和前朝的家奴打開，這些人早就密謀要害死德行高尚的皇帝。佩爾蒂納克斯聽到士兵接近的消息，既不逃走也不躲藏，反而接見這群兇手，義正辭嚴地告訴他們，他自己身為皇帝完全清白無罪，提醒他們之前立下的神聖誓言。這群士兵啞口無言站著發呆，慚愧自己惡毒的陰謀，敬畏皇帝莊嚴的神色和堅定的態度。最後，因為赦罪無望又激起他們的怒火，有個通格裡斯蠻族
[225]

 士兵首先動手，舉劍刺向佩爾蒂納克斯。皇帝被亂劍殺死，頭顱被砍下，插在矛尖上，在人民哀怨和痛恨的眼光下，被兇手們以勝利的姿態帶回禁衛軍營區。公眾悲歎愛民如子的皇帝死於非命，在他治理下的幸福是何其短暫，對此的回憶只能加劇他們即將到來的不幸。


 第五章 禁衛軍公開出價將帝位賣給德第烏斯·尤利安努斯 克勞狄烏斯·阿爾比努斯在不列顛、佩西尼烏斯·尼格爾在敘利亞、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在潘諾尼亞，公開聲討謀害佩爾蒂納克斯的叛賊 塞維魯贏得內戰的勝利 軍紀的廢弛 政府的新措施(193—197 A.D.)


 一、禁衛軍公開出售帝座(193 A.D.)

刀劍的威力在幅員遼闊的王國比在小社區更容易被感受到。傑出的政治家能清楚計算出來，任何國家若將不事生產的軍隊人數維持在總人口的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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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國家很快就會民窮財盡。但是，雖然這個相對的比例可能是一致的，但軍隊對社會其餘部分人口的影響力，卻會依據軍隊實力的變化而有所不同。軍隊要由相當數量的軍人組成，受將領統一指揮，否則就不能發揮兵法和軍紀優勢。組成的人數過少無濟於事，過於龐大的部隊甚難控制也不切實際，正如機器的動力會因彈簧過於精細、負載太重而損毀。為證明此說法，大家只要想一下，一個人不可能只靠著體力、武器和技術上的優勢，就讓100個跟他地位相等的人唯命是從。一個小城邦或區域的暴君，會發現100名武裝人員無法抵擋1萬名農夫或市民，但10萬名訓練精良的士兵，可用專制的方式控制1000萬臣民。一支1萬到1.5萬人的衛隊，能讓龐大首都中擁塞在街道上的群眾聞風喪膽。

奧古斯都創立的禁衛軍，人數並未到達上文所提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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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禁衛軍的違法亂紀和干政謀篡，正是羅馬帝國衰亡的徵兆和起因。那位政治手腕高明的暴君，知道法律只是表面的掩飾，奪取的政權要靠武力來維持，於是組織起這支強大的衛隊，好隨時用來保護自己、恐嚇元老院、事先防範謀叛活動並及時撲滅暴亂行為。他以雙薪和特權來籠絡受寵的部隊，首都只駐紮3個支隊的兵力，其餘散佈在意大利鄰近的各城鎮。他們飛揚跋扈的作風，讓羅馬人民感到憤憤不平與驚慌難安。但經過50年的和平歲月，人民逐漸被奴化，提比略邁出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使國家從此戴上枷鎖，動彈不得。他用減輕駐軍對意大利的負擔，以及加強禁衛軍的軍紀作為借口，將他們集中在羅馬的一個永久性營地裡，置於要衝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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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最精良堅固的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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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政體固然需要使人畏懼的奴僕，卻也給本身帶來致命的威脅。皇帝將禁衛軍派進宮廷和元老院，等於是教他們窺探自己的實力和文官政府的弱點。保持距離和神秘，才能使人對一無所知的權力產生敬畏之心，要是對主子的敗德惡行瞭如指掌，就難免產生蔑視的心理。他們駐紮在富庶的城市，整日無所事事過著閒散的生活，感覺到自己具有無可抗拒的力量，於是越發驕縱自滿。尤其是君主本身的安全、元老院的權力、國家的金庫和帝國的寶座，全都毫無遮掩地落於他們的掌握之中。為了杜絕禁衛軍危險的念頭，就是意志堅定和根基穩固的皇帝也不得不運用權術，務求恩威並用，賞罰分明，盡量滿足他們的驕縱心理，遷就他們的享樂愛好，姑息越軌行為，用大量賞賜來收買並不完全可靠的忠誠。所有這些，從克勞狄登基以來，成為禁衛軍對每位新皇帝即位的合法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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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衛軍的支持者極力辯稱，擁有武力就有合法的權力，並且根據政府體制組成的重要原則，堅持在指定皇帝時，必須要得到他們的同意。執政官、統領大軍的主將和重要官員的選舉權雖然後來被元老院奪走，但那是羅馬人民自古以來不容置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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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上哪裡去尋找羅馬人民呢？當然不是充塞在羅馬街頭的奴隸和外國人，這些滿身帶著奴性的群眾，不論在精神還是物質方面，都貧窮得一無所有。要從意大利的年輕精英中挑選國家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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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受過軍事和品德上的鍛煉，才是人民真正的代理人，最有資格來推選共和國的軍事統帥。這些論點固然還有值得商榷的餘地，但等到凶狠的禁衛軍增加發言的份量，像征服羅馬的蠻族一樣，拔出刀劍來做決定時，就不容旁人置喙了。

禁衛軍殘忍地謀害佩爾蒂納克斯，是對神聖帝座的侵犯，而隨後的行動，更是對帝制尊嚴的侮辱。軍營中鬧哄哄無人出面領導，就是激起這場風波的統領萊塔斯，也非常小心謹慎不敢觸犯眾怒。正在軍心大亂法紀淪喪之際，皇帝的岳父、羅馬郡守提爾皮西阿努斯，在得知禁衛軍叛變後就被派到軍營，企圖平息這場事故。等到這群兇手將佩爾蒂納克斯的頭顱插在長矛上，興高采烈地回來，他也只有黯然無語。受到野心的驅使而喪失原則、忘記悲痛，在歷史上是司空見慣的事。提爾皮西阿努斯居然在如此恐怖的時刻，渴望要登上血跡未乾的帝座，真令人不敢置信，那被弒的皇帝是如此聖明，與他的關係又如此密切。他開門見山用最有效的方法來磋商繼位的條件，但禁衛軍深知奇貨可居，不願吃虧，又怕私下接觸得不到好價錢，就登上壁堡大聲叫喊，用公開拍賣的方式將羅馬世界讓售給出價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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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尤利安努斯登基激起眾怒(193 A.D.)

軍方無恥的叫價真是狂妄囂張到了極點，全城民眾知道後莫不痛恨，人人義憤填膺。最後，這消息傳到德第烏斯·尤利安努斯耳中，他是一位有錢的議員，根本不管民眾有什麼疾苦，毫無心肝地放縱於奢豪的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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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家人和門下的食客，都在呶呶不休地勸他爭取帝位，千萬不要放棄這個大好機會。這個虛榮心極重的老傢伙急忙趕到禁衛軍營區(公元193年3月28日)，提爾皮西阿努斯還在講價錢，於是他也在壁堡的牆腳下叫價競爭，接著就在雙方代表的奔走下進行卑鄙磋商，來回把出價告訴對方。提爾皮西阿努斯原來答應給每位士兵5000第納(大約160英鎊)，但尤利安努斯急於獲勝，出價一下子跳到6250第納，等於超過200英鎊。營門立即打開，歡迎買主進入。他被擁立為皇帝，接受士兵的宣誓效忠，士兵還要求他諒解提爾皮西阿努斯的競標，不可追究此事，看來還很講公道。

現在該輪到禁衛軍盡義務來履行賣方的條件了，新皇帝雖為他們所不齒，但還是要給予扶持。於是他們將尤利安努斯簇擁於隊列的中央，四周用盾牌圍繞，以密集戰鬥隊形，通過城中靜寂無人的街道。元老院奉命召集會議，不論是與佩爾蒂納克斯來往密切的朋友，還是與尤利安努斯發生私人衝突的仇敵，為了不吃眼前虧，只有裝出一副愉快的樣子，來分享革命成功的喜悅。
[235]

 等到尤利安努斯帶著士兵佈滿元老院以後，他大言不慚地談到這次選舉是多麼的自由，自己的德行是多麼的高尚，以及對尊重元老院的充分保證。善於奉承逢迎的議會為他們自己和國家的幸福而祝賀，矢言要對他忠心不二，並且向他授予帝國的全部權限。
[236]

 離開元老院以後，尤利安努斯用同樣的軍隊行列去接收宮殿。首先，讓他感到極為刺目礙眼的是佩爾蒂納克斯被砍掉頭顱後留下的軀體，接著是為他準備的極為儉樸的御膳。他對於死者根本無動於衷，就是飲食也棄而不用，只是下令準備豐盛的宴席，自己邊玩骰子邊觀賞著名舞蹈家皮拉德斯的表演直到深夜。然而可以想像得到，在一旁奉承的人員散去以後，留下他一個人在黑暗中獨處，恐怖襲上他的心頭以致整夜無法入睡，必然想起自己操之過急的愚行。品德高尚的先帝尚且慘遭橫死，何況他的權勢危疑不定，畢竟他的皇位並非以功績獲得，而是花高價買來的。
[237]



他實在應該戰慄難安，身處世界之巔的寶座卻發現自己沒有一位朋友，甚至連支持者也沒有。禁衛軍也對因貪婪而接受這樣的皇帝而大感顏面無光。每一位公民都認為推舉他當皇帝就是一場災難，也是對羅馬盛名的最大侮辱。有錢有勢的貴族非常小心地掩飾情緒，用滿意的笑容和恭順的言辭，來應付皇帝虛偽做作的姿態。但是一般人民則不然，他們自恃人數眾多而且身份低微，可以盡量發洩不滿。羅馬的街道和公共場合迴響著一片謾罵和詛咒的聲音，義憤填膺的群眾當面質問尤利安努斯，拒絕接受他的施捨和贈與，但同樣深知自己的憤怒無法發揮任何作用，只有求助駐防邊疆的軍團，要他們出動以維護羅馬帝國被侵犯的尊嚴。


 三、邊疆將領同聲討伐弒君與賣國罪行(193 A.D.)

公眾的不滿情緒很快由中央傳播到邊疆。不列顛、敘利亞和伊利裡亞的軍隊，哀悼佩爾蒂納克斯的慘死，他們不是曾與他共事，就是在他的指揮下完成征討的任務。他們接到禁衛軍將帝國公然拍賣的信息，無不感到驚訝和憤慨，或許也有些妒忌，因此堅決不同意這樁無恥的買賣。這場兵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也獲得全軍的一致贊成，這固然可致尤利安努斯於死地，但同時也破壞了國家的和平。尤其是各軍的將領，像是克勞狄烏斯·阿爾比努斯、佩西尼烏斯·尼格爾和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渴望奪取皇位之心，遠較替佩爾蒂納克斯復仇之心更為急切。他們之間的實力大致旗鼓相當，每人統率3個軍團以及大量協防軍部隊，雖然性格各有不同，但都是能征善戰的軍人。

克勞狄烏斯·阿爾比努斯擔任不列顛的總督，是古老共和國顯赫貴族世家的後裔，
[238]

 身世遠較兩位對手佔優勢。但是他的祖先算是旁支，已經衰敗沒落，且已遷移到遙遠的行省。我們很難明瞭他真正的性格，據說是在哲學家嚴肅外表下掩藏著絕滅人性的罪惡，
[239]

 但那些指控他的人都是被收買的作家，不免要對塞維魯頂禮有加，而把失敗的對手踩在腳下。阿爾比努斯的德行，至少他表現出來的作為，獲得了馬可的信任和好感，後來其子康茂德也對其保持了這種印象，證明他不僅世故而且圓滑。暴君並不是只寵愛沒有功勳的人，有時也會在無意之中，獎賞那些有才幹或值得受獎賞的人，因為他發現這種人對他的統治還是很有用處。當然這也不代表阿爾比努斯在馬可的兒子統治之下，成了執行殘酷暴行的大臣，或者共同享樂的玩伴。他帶著榮譽的頭銜在很遠的行省指揮部隊，曾經接到皇帝送來的密函，裡面提到有些心懷不滿的將領，企圖進行謀叛的行動，要他接受「愷撒」的頭銜和旗章。經過這樣的授權以後，他就成為帝位的監護人和儲君。不列顛總督很明智地拒絕這種危險的榮譽，以免遭到康茂德的猜忌，何況暴君的覆亡在即，也不必捲入其間導致身敗名裂。至少，要用更高尚或更講究技巧的方式來取得權力。他在接獲皇帝死亡的信息以後，立即集合部隊，在演講中發揮雄辯的長才，悲悼暴政下不可避免的災禍，追述先民在共和政府所享受的安樂和光榮，並且宣稱已經下定決心要恢復元老院和人民合法的權利，這番義正詞嚴的講話非常符合大家的看法。不列顛軍團回報以熱烈的歡呼，羅馬亦在暗中大加讚許。阿爾比努斯在他的地盤很安全，所指揮的軍隊數量不少，戰力也很強，只是軍紀較差一點。
[240]

 所以他不在乎康茂德的威脅，對佩爾蒂納克斯的尊敬也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但是現在他卻立即公開反對尤利安努斯的篡奪行為，首都的震動增加了其情感上的壓力，使他表露出一種虛假的愛國心。考慮到禮節體制，他拒絕了奧古斯都和皇帝的榮銜，或許他是在傚法伽爾巴而已。想當年伽爾巴也是處於這種狀況，還一直稱自己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代理人。

佩西尼烏斯·尼格爾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以一介寒門之身，爬升到敘利亞總督。這個職缺獲利極豐且地居要衝，使他在內戰時有登上帝座的希望。他雖是優秀將領，但絕不是塞維魯的對手，因此只能屈居第二把交椅。塞維魯後來反倒顯示出廣闊的胸襟，採用敗軍之將很多有用的制度。尼格爾領導的政府獲得軍人的尊敬及民眾的愛戴，嚴格的軍紀使士兵在作戰時奮不顧身，平時也能服從命令，秋毫無犯。柔弱的敘利亞人對溫和與堅定的施政作風感到滿意，更喜歡他帶著和藹可親的態度，參加他們舉辦的豐盛宴會。
[241]

 謀害佩爾蒂納克斯的消息很快傳到安條克，亞細亞人希望尼格爾能穿上紫袍登基，為先帝報仇雪恥。東部邊疆的軍團全都支持他，從埃塞俄比亞邊境
[242]

 到亞得裡亞海岸，這些繁榮富裕而缺乏武備的行省，也樂於聽從他的命令。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國王，以宣誓效忠和提供協助的方式來祝賀他當選皇帝。尼格爾心理上雖還不能適應這突如其來的運道，但自認只有他繼任，才能避免爭執，不會爆發內戰。正當他做著凱旋的美夢時，完全忽略了如何去鞏固勝利。他沒有與擁有強大軍隊的西方勢力展開積極談判，這些軍隊的決議可以左右，或者最起碼也能平衡這場激烈的競爭。他也沒有及時揮軍回都，即刻出現在翹首以盼他到來的意大利和羅馬。尼格爾在安條克悠閒度日，誰知良機不再，塞維魯果決的行動使他追悔莫及。

位於多瑙河和亞得裡亞海之間的潘諾尼亞和達爾馬提亞，是羅馬費盡千辛萬苦最後才征服的國家。這些蠻族為了保衛國家自由，一度有20萬人擁上戰場，震驚年老力衰的奧古斯都，迫使慎謀能斷的提比略親掌兵符，傾全國之力出征。
[243]

 潘諾尼亞人最後還是屈服在羅馬的武力和統治之下，這些已歸順的人民，還有鄰近尚未征服的蠻族，甚至連同那些混血的部落，或許是水土和氣候之故，都是些體型壯碩、心智遲鈍的人，
[244]

 有著凶狠殘暴的天性。與羅馬省民溫順柔和的面貌比較，他們那種剛毅堅定的特徵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來。當地英勇好戰的青年，給駐防在多瑙河沿岸的軍團供應源源不斷的新兵，他們經常與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作戰，最佳部隊的名譽可謂受之無愧。駐紮在潘諾尼亞的軍隊這時受阿非利加人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指揮，他以一介平民的身份逐漸爬升，能夠掩藏雄心大志，不會因為歡樂的誘惑、對危險的恐懼和人性的弱點而改變穩健的作風和企圖。
[245]

 在得到佩爾蒂納克斯被謀害的消息以後，他馬上集合部隊，很生動地詳述禁衛軍的罪惡、傲慢和懦弱，鼓勵軍團起兵報仇，他在最後的結論裡(這段話一定極有說服力)答應給每個士兵400英鎊。
[246]

 像這樣充滿榮譽的犒賞，比尤利安努斯用賄賂的手段購買帝國的價值高了一倍。歡呼的軍隊立即以奧古斯都、佩爾蒂納克斯和皇帝的名號尊稱塞維魯(公元193年4月13日)。他生性迷信，相信夢兆和占卜給他帶來的運道，同時也靠著顯赫的功勳、制定恰當的策略所獲致的成果，攀登到巔峰的地位。
[247]




 四、塞維魯進軍羅馬取得帝位(193A.D.)

塞維魯決定角逐帝位之後，馬上主動爭取，充分利用其獨特的優勢。潘諾尼亞的邊界延伸到尤里安·阿爾卑斯山，這是進入意大利的捷徑。記得奧古斯都說過，潘諾尼亞的軍團10天之內可以出現在羅馬城外。
[248]

 他的競爭對手和意大利隔著海洋和大陸，
[249]

 所以進行這件大事必須搶先下手，在讓他們知道大局已定之前，他已經替佩爾蒂納克斯報了仇，也處罰了尤利安努斯，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的宣誓，成為合法的皇帝。在遠征期間，他不眠不休地趕路，全副武裝走在行軍縱隊的前頭。他的這種做法贏得了部隊的信任和愛戴，督促大家要勤勞，激勵大家的士氣，鼓起大家的希望，表現了願意與士兵同甘共苦的態度，同時讓大家知道未來還有更豐厚的報酬。

處境可憐的尤利安努斯原打算與敘利亞總督爭天下，但潘諾尼亞軍團勢如破竹地前進，使他面臨滅亡的危機。告急消息傳來，讓他更為憂慮。他不斷獲得報告，說塞維魯已越過阿爾卑斯山；又說意大利城市不願阻擋塞維魯進軍，不僅沒有能力拒止，還要簞食壺漿迎王師。拉文納這個重要的城鎮，沒有加以抵抗而是立即投降，亞得裡亞艦隊落在對方手中，敵軍離羅馬僅有250英里，尤利安努斯短暫的皇帝生涯隨著時間的流逝正在走向終結。

尤利安努斯盡一切努力想要免於覆亡，或者至少要能撐一段時間。他要求收買的禁衛軍在城內備戰，環繞城郊建立防線，甚至加強宮廷的防禦工事，好似那些最後的護城壕，在沒有外援的形勢下，還能抵禦勝利的侵略者。恐懼和羞辱使禁衛軍的衛士不敢拋棄連隊隊標
[250]

 逃亡，但是他們聽到潘諾尼亞的軍團，由百戰沙場的將領指揮，曾在冰凍的多瑙河岸很輕鬆地征服凶狠的蠻族，
[251]

 人人無不驚慌失色，唉聲歎氣地離開浴場和劇院這些聲色場所，開始進行備戰的工作。兵器久不上手，早忘了怎麼使用，甲冑的重量也讓他們吃不消；想靠外形兇猛的野獸來嚇唬北方的部隊，未經調教的大象
[252]

 卻把技術欠佳的馭手摔下背來；從米塞盧姆抽調來的艦隊，在海上的操練錯誤百出，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元老院在一邊冷眼旁觀，對於篡位者的焦灼和軟弱，露出一副幸災樂禍的嘴臉。
[253]



從尤利安努斯所表現出的所有舉措，都可看出他已六神無主，心驚膽裂。他堅決要求元老院宣佈塞維魯是國家的公敵，同時又央請潘諾尼亞的將領一同治理帝國。他派遣執政官階層的人員出任使節與對手談判，一面又派刺客去謀取塞維魯的性命。他要求灶神處女
[254]

 和所有各級祭司
[255]

 穿著祭祀的服裝，帶著羅馬諸神的祭器和貢品，以莊嚴的行列迎向潘諾尼亞軍團。同時，他又舉行詭異的儀式和非法的活人獻祭，以卜問命運的凶吉和祈求神明賜福改運。

塞維魯既不在乎尤利安努斯的武力，也不畏懼他的法術，唯一的危險是行刺的陰謀，於是他選了600個忠誠的衛士，在行軍的全程，日夜甲不離身在四周嚴密防護。他領軍長驅直入，部隊快速挺進，毫無困難地通過亞平寧山的隘口，把派來阻擋的軍隊和使節納入麾下，然後在距羅馬70英里的因特朗尼亞稍作停留。塞維魯勝券在握，但是禁衛軍處於困獸之境，難免引起流血衝突，所以不願動武登上皇位，
[256]

 這種用心值得讚佩。他在首都的使者向禁衛軍提出保證，只要交出一無是處的皇帝和謀弒佩爾蒂納克斯的罪犯，接受勝利者公正的審判，他就不會將此一令人悲痛的事件視為團體行為。禁衛軍的反抗只是情緒性的固執，他們毫無忠誠可言，欣然接受簡單的條件，抓住大部分兇手，通知元老院不再為保護尤利安努斯而戰。執政官召開會議，一致通過塞維魯為合法的皇帝，敕令封佩爾蒂納克斯為神祇以為榮耀，宣佈尤利安努斯的退位並判處其死刑。尤利安努斯被私下帶到宮殿的浴場，像一般罪犯那樣被斬首(公元193年6月2日)。離他花費巨款買到帝位，到岌岌可危的政權垮台為止，只過去了66天而已。塞維魯在極短時間內，率領大軍從多瑙河地區遠征到台伯河畔，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是也可以證明：農業和貿易能夠供應充分的軍用糧食，道路的狀況良好，軍團有嚴格的訓練，以及各行省明哲保身的退縮態度。
[257]



塞維魯首先要處理佩爾蒂納克斯的身後事宜。他採取兩種措施，一個是基於策略而替他報仇，其次就是根據禮法尊以榮名。他對禁衛軍下達指示，新帝在沒有進入羅馬之前，他們不准攜帶武器，但是要穿著典禮的制服，就像平時隨護君王那樣，在羅馬附近的大平原上等候他駕臨。這批傲慢的部隊既後悔又害怕，但也只得服從。一支精選的伊利裡亞軍隊將長矛平舉將他們團團圍住，禁衛軍已經無路可逃，也沒有能力抵抗，只有在驚怖的籠罩下靜待命運的安排。塞維魯登上臨時法庭，嚴厲斥責禁衛軍的不忠和怯懦，以謀叛和背信解除官兵的軍職，剝奪華麗的勳標服飾，發配到離首都100英里的地方，不從則處死。在處理期間，他另外派部隊去收繳遺留的武器，佔領位於羅馬的營房，以免發生困獸之鬥。

佩爾蒂納克斯的葬禮及被尊為神的祭祀，極為莊嚴而隆重
[258]

 ，元老院以哀痛的心情為愛民如子的皇帝舉行最後的儀式，以極為敬重的儀式來表達懷念的深思。繼任的君主所呈現的關懷並非絕對的真誠，他雖推崇佩爾蒂納克斯的德行，但是只限於小節而未能及於更大的抱負。塞維魯以極為動人的語氣在葬禮上致辭，表面上看來很哀傷，內心卻感到非常滿足。他用虔誠的追思，使群眾認為只有他夠資格接替先帝的位置，然而他內心深處真實的感想是，使他登上皇帝寶座的是武力而不是典禮。他在30天之後就離開羅馬，不容許自己因輕易獲勝就心滿意足，他還要準備應付更難纏的對手。


 五、塞維魯擊敗敵手統一天下(193—197 A.D.)

塞維魯的才華和運道極其出眾，使得一位學識淵博的歷史學家拿他與第一位最偉大的愷撒相提並論，但是這種對比讓人感到汗顏。愷撒擁有豪邁的心靈、寬厚的仁慈和多樣的才華，能夠調和愛好享樂、渴求知識和開創偉業於一身。
[259]

 在塞維魯的個性中，難道我們也能找到這些特質？唯獨有一件事可以相互媲美，那就是他們都以迅速的行動獲致內戰的勝利。塞維魯以不到4年的時間，
[260]

 征服了富庶的東方和驍勇的西方，擊敗兩個既有名聲又有才能的敵手，殲滅許多在武器和訓練方面勢均力敵的部隊。凡是那個時代的羅馬將領，都通曉築城的技術和用兵的原則，塞維魯是一位優秀的戰術家，在運用上不僅匠心獨運而且別具慧眼，所以比起他的兩位對手更佔優勢。我不再詳細敘述這些軍事行動，但是對抗尼格爾和阿爾比努斯的兩場內戰，整個過程和結局幾乎相同。我把影響到征服者性格發展和帝國形勢所呈現的最值得關注的情況，整理出我個人的看法。

謊言欺詐和虛偽作假被運用到公共事務上，雖然會損害到自己的尊嚴和信用，但不像在私人交往時，被視為無恥和墮落的行為。之所以會產生這些舉動，是因為缺乏道德勇氣。至於為政之道也是如此，那是追尋權力過程中所衍生的缺陷，因為即使是最有才華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只憑著個人的力量，征服數百萬的追隨者和敵人。所以，基於政治策略的名義，這個世界允許騙術詭計和偽裝掩飾大行其道。然而塞維魯所運用的策略，卻不能以維繫國家特權做理由來為他辯護。他為了出賣你而事先給予承諾，為了毀滅你而事先多方奉承，雖然有時也會受到誓詞和條款的制約，但是利害關係遠比良知良能更為重要，必要時不受任何責任義務的束縛。

若他那兩位競爭者因為共同的危險而能相互合作，毫不遲疑地向前挺進，則塞維魯可能會在他們的協力下潰散。或他們只是基於各自的立場，用各自所屬部隊同時向他發起攻擊，內戰也會拖很久，成敗也未可知。但他們卻在敵人高明的戰略和武力下，受騙於暫時的合約而感到安心，最終在塞維魯迅速的行動中被各個擊滅，輕易成為戰爭的犧牲者。

塞維魯害怕尼格爾的聲譽和實力，所以先向他進軍。塞維魯拒絕發佈宣戰的告示，根本不提對手的名字，只是向元老院和人民表示，他意圖整飭東方各行省。他在私下稱尼格爾是他的老朋友和指定繼承人，
[261]

 表現極為親切，且大力讚揚他要替佩爾蒂納克斯報仇的義舉，認為懲罰卑鄙的篡位者是每位羅馬將領應盡的責任。同時他也讓尼格爾瞭解，擁兵自重抗拒元老院承認的合法的皇帝，本身就是罪行。尼格爾的兒子和其他總督的兒女，都被他拘留在羅馬當作人質，當作父親忠誠的保證。
[262]

 只要尼格爾的實力仍舊令人敬畏，他便會將尼格爾的兒女視為自己的子弟一樣，讓他們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照顧。但他們不久也隨著父親的覆亡，在公眾同情的眼光下，先是被放逐，後來被處死。

正當塞維魯全力投入東方的戰爭時，他非常憂慮不列顛總督會越過大海和阿爾卑斯山，進而據有後防空虛的帝國，挾著元老院的權力和西方的軍隊，阻止他班師回朝。阿爾比努斯的舉措曖昧不清，他並未僭用帝王的頭銜，留下談判的餘地。但緊接著他很快就忘記了所宣示的愛國言論，對帝座起了覬覦之心，以愷撒這個危險的封號，作為他在生死攸關時刻保持中立的報酬。等到與尼格爾競爭的勝敗揭曉時，塞維魯對要毀滅的人還是保持很恭敬的態度，甚至在通知他已戰勝尼格爾的信函中，還稱呼阿爾比努斯是親密的兄弟和治理帝國的夥伴。塞維魯的妻子朱麗亞和兒女也致上對阿爾比努斯誠摯的敬意，特別請求阿爾比努斯忠於他們的共同利益，要保有軍隊來維持共和國的權力。送信的使者奉命要以表達對阿爾比努斯的尊敬為借口，請求給予私下的接見，好趁機拔出短劍取他的性命。這件陰謀被發現，誤聽人言的阿爾比努斯，最後還是渡過海峽來到大陸，準備和他的對手進行力有不逮的競爭。這時，塞維魯親自指揮一支身經百戰的常勝軍對他進行迎頭痛擊。

東方最重要的征戰對塞維魯而言不過舉手之勞，只發生了兩次接戰，一次在赫勒斯滂附近，另一次在西裡西亞狹窄的隘道，這兩次戰鬥決定了敘利亞對手的命運，歐洲的部隊對柔弱的亞細亞人一直保有優勢。但是接著在西方發生的戰爭略有不同，里昂之役有15萬羅馬人參加戰鬥，對阿爾比努斯之戰可謂存亡在此一舉。不列顛軍隊的驍勇善戰與伊利裡亞軍團的嚴格訓練，正好形成一場猛烈而且勝敗難料的抗爭。在很短一段期間內，塞維魯的一世英名像是付諸東流，幸而善戰的皇帝收容殘破的部隊，領導他們打了一場決定性的勝仗，
[263]

 就在那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結束戰爭。

近代歐洲內戰之所以名聲響亮，不僅在於競爭派系之間存在的深仇大恨，更在於雙方鬥爭的頑強固執絕不退讓。他們通常揭櫫宗教、自由和忠誠的理念，或者至少要能以此為借口。領導人物是有獨立產業和世襲勢力的貴族，部隊作戰就像人們吵架那樣要爭出一個結果，好戰精神和黨派熱情強烈充斥著整個社會；失敗的領袖很快又會有新的擁護者，渴望為同樣的理念灑下他們的鮮血。但是羅馬人在共和國覆亡以後，只是為了選擇主子而戰鬥。那些爭天下的候選人拿自己的名望當招牌，加入的人員中少數是因為真心敬愛，還有一些是感到害怕，人數最多的是追求個人利益，根本沒有人基於抱負和理念。軍團無法感受到黨派的熱情，他們在大量賞賜的誘惑之下參加內戰，接著要求更多的承諾。首領在失敗以後，無法兌現所開出的價碼，他的追隨者那用錢買來的忠誠也跟著瓦解，同時首領們也要顧慮到自己的安全，找一個無關痛癢的理由趕快逃走。
[264]

 對於行省而言，無論是受到誰的壓搾或統治，完全一樣毫無差別。省民只顧眼前，聽命於那鞭策的權力，要是當權者屈服於更大勢力之下，他們就趕緊乞求新來的征服者大發慈悲。但是，這位征服者已欠下部屬龐大的債務，不得不犧牲那些有罪的城邦，來滿足士兵的貪婪。在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幾乎沒有防備森嚴的市鎮能夠阻止潰散部隊的騷擾。要是沒有政府權力的支持，無論任何人、任何家族或階級，對一個沒落團體的主張都不可能再有興趣。

然而，在尼格爾和塞維魯的火並中，只有一個城市例外，這個城市確實值得讚揚。拜占庭是歐洲進入亞洲的主要通道，配置強大的城防部隊，一支有500艘船隻的艦隊停駐在港口。
[265]

 塞維魯發起猛烈的攻擊，卻受制於嚴密的防衛，計劃無法得逞。他派部將留下來圍困拜占庭，攻克赫勒斯滂這個防衛較弱的通道，對退縮在城裡的敵軍置之不理，率領部隊前進尋求敵軍主力決戰。攻擊拜占庭的兵力逐漸增加，到後來整個帝國的海軍力量全部投入戰場，但是拜占庭懷念故主尼格爾，仍然保持著忠誠與信念，支撐了長達3年之久。公民和軍人(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以同仇敵愾的決心並肩作戰，尼格爾的主要部屬知道赦免無望，也不屑向敵人屈服，全部來到拜占庭這最後的庇護所。此城池堅固無比，享有永不陷落的美譽，一個著名的工程師在這個古城，把畢生所知的技藝發揮得淋漓盡致。
[266]

 拜占庭最後因饑饉而投降，官吏和士兵都被刀劍斬殺，城牆被摧毀推平，所有的權利被剝奪。這注定要成為東方首都的城市，現在完全像一個普通村落，臣屬於佩林裡烏斯的羞辱統治下。歷史學家迪翁讚美拜占庭的繁榮富裕，後來也感歎它的荒涼沒落，不免要譴責塞維魯的報復行動，使羅馬人民喪失對抗本都和小亞細亞蠻族的堅固城堡。
[267]

 這觀點要到後代才能證實，那時哥特人的艦隊滿佈黑海，通過毫不設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地中海的腹地。

尼格爾和阿爾比努斯逃離戰場被逮捕後處死，遭遇這樣的命運不會令人驚訝和同情。拿著生命來作為贏取帝國的賭注，就會有這種下場。塞維魯也沒有傲慢自大到能讓敵手以平民的身份活下去。他記仇的個性受到貪婪心理的刺激，沉溺於毫無諒解餘地的復仇之中。大多數省民對於這個幸運的候選人並無嫌惡之情，只是正好處於當地總督治下，不得不服從行省的命令，結果也受到失敗者一樣的命運，不是被處死就是遭到放逐，特別是財產也全被沒收。很多東方城市被剝奪自古以來的榮譽，被迫奉獻給塞維魯財庫的金額，是尼格爾統治下所繳總數的4倍。

在戰爭最後的決定性時刻來臨前，因為整個大局未定，塞維魯表面上還對元老院保持尊敬，讓他的殘暴多少還受到一點約束。不久，在隨著阿爾比努斯的頭顱落地而來的一封充滿威脅的信件中，他通告所有的羅馬人，對於不幸對手的支持者，採取絕不寬恕的態度。他一直在疑懼自己沒有受到元老院的愛戴，因而感到非常憤怒。雖然新近發現一些議員通敵的信函，他還是把宿怨隱藏在心頭，35名議員被指控支持阿爾比努斯叛黨，他毫不追究地加以赦免。從這個行動看來，他像是完全忘記和原諒了他們所犯的罪行。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他將41名議員，
[268]

 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女和部從
[269]

 全部處死。西班牙和高盧一些高貴門第的省民，也都牽涉其中而被一網打盡。這些事情的始末和姓名在歷史上都有記載。塞維魯認為，只有嚴刑峻法，才是唯一能確保人民和平與皇權穩固的措施。而且他不勝惋惜地提到，要推行仁政，必先施重典。


 六、塞維魯的新政及對後世的影響(197 A.D.)

專制君主的真正利益在於符合國家整體的利益，要把臣民的數量、財產、秩序和安全視為最重要的基礎，這樣才能凸顯君主真正偉大之處。再無所作為的帝王，謹慎也可以補才能之不足，還是能夠制定出與天資卓絕的帝王相同的行為準則。塞維魯把羅馬帝國視為他的資財，到手以後，便刻意培植和改良如此珍貴的產業，制定有益的法律，剛直堅定地執行，不久以後就矯正了自馬可逝世以來，政府各部門的濫權惡習。在司法方面，皇帝的判決一般都能做到詳察、明理和公正，即使有時會稍稍偏離公平的原則，通常也是為了幫助窮苦和受壓迫的人民。他這樣的做法與其說是基於人道的情感作用，還不如說是專制的自然趨向，使得權貴和豪門收斂驕縱的氣焰，將所有的臣民降到絕對隸屬的同一標準。他興建公共紀念物和壯觀的劇場完全不惜工本，而且經常發放大量糧食和穀物，這些都是獲得羅馬人民愛戴的有效手段。
[270]

 內訌的災害已經清除乾淨，行省再度出現了和平繁榮的寧靜景象，許多城市在塞維魯的慷慨施舍下恢復生機，被稱為他的殖民地，這些城市用興建公共紀念物來表達對塞維魯的感激和幸福的生活狀態。
[271]

 羅馬的軍威因皇帝崇尚武德和戰無不勝而恢復原有的名聲。
[272]

 他的確有資格誇耀自己的成就，即位於帝國蒙受內憂外患的危亡時刻，之後卻建立起了深遠而光榮的全面和平。

雖然內戰的創傷好像已經完全痊癒，專制政體的關鍵所在仍藏匿著致命的毒藥。塞維魯文武兼備，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首任愷撒的英武或奧古斯都的智謀，還是無法控制武功輝煌的軍團那種驕縱傲慢的氣焰。塞維魯基於感激的心情、錯誤的政策和表面的需要，終於放鬆對軍紀的嚴格要求。虛榮的士兵講究戴金戒指作為裝飾，獲准攜帶家眷無所事事地住在軍營之中，助長了懶散成性的風氣。他給他們史無前例地加薪，以致讓士兵養成動輒需索的習性，在執行危險的任務或參加公開的慶典時，均要求額外的賞賜。軍隊因勝利而得意忘形，因奢華而萎靡衰弱，也因為要擔任危險的工作而享受特權，過著高於人民一般水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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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此以往，士兵便無法忍受軍務的辛勞，不願接受國法的約束，更不耐煩成為守本分的部屬。各級軍官要用極度揮霍和無限奢侈來維持階級的優越。現在還保存著塞維魯的一封信，他對於軍隊表現出放縱和失職的情況有很大的感慨，在信中告誡他的一個將領，要從軍團主將自身開始進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說，軍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會得不到他們的服從。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地探索始末，就會發現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雖然不能說是最高統帥缺乏言傳身教，但是帝王之尊的惡意放縱卻難辭其咎。

禁衛軍謀害皇帝出賣帝國，以叛國罪名得到懲處，但這種禁衛軍制度雖然危險卻依然必要，塞維魯很快用一種新的模式將其重建起來，而且將人數增加4倍。這支部隊以往都在意大利徵召，但由於鄰近行省逐漸感染羅馬柔弱嬌貴的習氣，募兵範圍延伸到馬其頓、諾裡庫姆和西班牙。原來那些優雅的部隊，只適合華麗的宮廷，無法用來作戰。於是塞維魯以新血接替，他規定所有邊疆的軍團，挑選最為健壯、勇敢和忠誠的士兵，到禁衛軍來服役，當作一種榮譽和獎勵。此新制度實施後，意大利青年不再熱衷於練習武藝，羅馬街頭出現的大批奇裝異俗的蠻族，使人驚駭不已。但塞維魯深表自滿，外地的軍團勢必會將這批經過挑選的禁衛軍看成維護軍中秩序的代理人；憑借現有的在兵器和配備方面均優於任何武裝力量的5萬人兵力，他可以隨時趕赴戰場，粉碎一切叛變的野心，使他能夠保有帝國並傳之子孫。

指揮這支受寵而強大的部隊，不久就變成帝國的最高官職。禁衛軍統領在最初只是衛隊的隊長，現在不僅統率大軍，還握有財政和司法的大權。在各行政部門，他代表皇帝本人並行使皇帝的權力，這樣一來，政府就墮落成為軍事獨裁政治機構。普勞提阿努斯是塞維魯所寵信的大臣，成為第一任享有並濫用大權的禁衛軍統領，拱衛中樞的時間長達10年之久。到他的女兒和皇帝的長子結婚時，他看上去可以長葆榮華富貴，誰知卻成為覆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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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廷之間相互傾軋，激起普勞提阿努斯的野心，也使他產生恐懼。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脅，即使仍然對其寵愛如前，迫於形勢也不得不將他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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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普勞提阿努斯垮台後，名聲顯赫的優秀法學家帕皮尼安擔任了這一責任重大的禁衛軍統領職位。

歷代皇帝對於元老院不論是真誠尊敬，還是表面應付，都能細心呵護奧古斯都建立的文官體制，以彰顯君王的德行和睿智。但塞維魯即位後，因為他年輕時在軍營中即接受絕對服從的訓練，壯年又習慣於軍事指揮的專制獨裁，因此他那剛愎而倔強的個性，不可能發現或者難以承認在皇帝和軍隊之間保持一個緩衝的力量，即使是拿來擺樣子，還是大有好處的。塞維魯不屑於對一個憎恨掌權君王卻又在他不悅時表現出驚惶戰慄的議會自稱是公僕。因此他擺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態下命令，而且毫不避諱地行使全部立法權和行政權。

對元老院的勝利可謂輕而易舉，同時也並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國家軍事和財政大權的最高長官，一言一行都受到萬民的注視和關懷。而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選出，也沒有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眾愛戴的情緒，只是把逐漸消失的權勢，完全寄望於自古以來的輿論基礎上，但是這種基礎不僅脆弱而且有隨時倒塌的可能。共和國成效良好的理論在不知不覺中消失，轉而讓位給順乎自然而又堅實穩固的君主政體。當羅馬的自由和榮譽相繼傳到那些或是對共和國一無所知或是對之只抱有厭惡態度的行省去的時候，讚美共和國的美好傳統也逐漸消失。安東尼時代的希臘歷史學家，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在一邊說風涼話，雖然羅馬的君主忌諱使用帝王的稱號，卻握有帝王的全權。塞維魯在位時，元老院充斥著來自東方的奴隸，他們受過教育且辯才無礙，用奴化理論來解釋個人的諂媚和奉承是正當行為。這些新來的特權擁護者，他們一邊灌輸絕對服從的責任，一邊詳述過度自由將引起無可避免的災難。宮廷樂意傾聽他們的觀點，人民只有忍耐。法學家和歷史學家一致宣揚說，帝國的權力並非來自推派的代表，而是基於元老院已經徹底放棄了自己的權力。皇帝不受民法約束，對臣民的生命和財產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處理帝國如同處理私人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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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的民法學家，像帕皮尼安、保盧斯和烏爾比安，在塞維魯家族當政時全都飛黃騰達，羅馬的法律體系和君主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可說已到達極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

塞維魯在位期間，人們享受強勢治理下的和平與光榮，也就原諒因他而引起的殘酷和暴虐。但後代子孫身受惡法和特例所帶來的惡果，無不斥責他是使羅馬帝國衰亡的罪魁禍首。


 第六章 塞維魯病逝 卡拉卡拉的暴政 馬克裡努斯篡位 埃拉伽巴路斯的愚行 亞歷山大·塞維魯的美德 軍隊縱兵殃民 羅馬帝國的財政和稅務(208—235 A.D.)


 一、塞維魯的帝位傳承與崩逝(208—211 A.D.)

人之能臻於偉大境界，務必心存積極進取的精神，運用天賦能力克服艱難險阻；但是獲得帝王的寶座，並不一定能永遠滿足個人的抱負。塞維魯承認此一令人遺憾的真理，並且深以為憾。他憑藉著功勳和機運，能從籍籍無名而身居帝王之尊，最後還自謙於「歷盡世事滄桑之人，毫無功成名就之心」。他所煩惱的事並非創業而是守成，年紀和病痛的折磨，使他滿足於既有的權力，不再追求更大成就。因而，他已不寄望於自己未來的雄心壯志，唯一的希求是發揮父愛的仁慈之心，渴望家族和睦興旺，永葆盛名。

塞維魯就像大多數的阿非利加人一樣，非常喜愛研究巫術和占卜，能夠詳盡解說各種夢境和預兆，而且精通星象和子平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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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當前因科學昌明影響力衰弱外，幾乎在過去每個時代，這些命理都能發揮支配人類心靈的作用。他在任職里昂尼斯高盧總督時不幸喪偶，續絃時就挑能夠給他帶來好運的女子。等他知道在敘利亞的埃米薩有個年輕淑女，生下來就有「金枝玉葉」之命，便趕緊前往求婚得以結成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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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麗亞·多姆娜確實如星象推斷般貴不可言，天生麗質不因年華老去而稍減魅力，何況還有豐富的想像力、堅定的意志力和正確的判斷力，這種才華在婦女中如鳳毛麟角。她具有和善樂觀的氣質，對於丈夫陰沉猜忌的性格，倒是沒有發揮多大的影響力。但等到兒子登基後，她親自處理帝國重大事務，用審慎的態度支持皇帝行使權力，也採用溫和手段來規勸他那狂放的奢華生活。朱麗亞致力於文學和哲學，且頗有成就，帶來相當大的名望，同時也是各種藝術的贊助人，成為當代才智之士的朋友。文人雅客滿懷感激而讚賞不絕，無不稱譽她的懿德潔行；但是，如果我們相信歷史所記載的緋聞，則朱麗亞皇后的貞節不無非議。

她在這場婚姻裡有了卡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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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格塔兩個帝國的繼承人。他們自負而虛榮，以為運道可以取代功績和勤奮，因而表現出坐享其成的懶散態度，使得他們的父皇和羅馬世界都大失所望。這兩兄弟自小就對彼此產生水火不容的反感，從來沒有在德行和才能方面相互勉勵，隨著年歲的增長，雙方的厭惡不斷加深。原本像孩童般的爭吵，在佞臣的煽動下，愈演愈烈。懷著對兩邊主子的希望和恐懼，最後劇院、賽車和宮廷都分為兩派，私下明爭暗鬥不已。行事審慎的皇帝用盡各種勸說和權謀，想要化解日漸增長的仇恨。他深知這種尖銳對立使得他一切的打算，全部蒙上不祥的陰影，而且會使他那費盡辛勞、流盡鮮血、耗盡錢財以及傷亡無數士兵打下的大好江山，毀於兒輩的手中。他對兩人同樣喜愛，毫不袒護，都授予奧古斯都的位階和安東尼的尊號，使得羅馬世界第一次同時出現3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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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是如此的公正，也只會激起更多的競爭。生性凶狠的卡拉卡拉保有長子繼承權的優勢，而性格溫和的格塔贏得人民和軍隊的愛戴。失望的父親痛苦萬分，塞維魯預言會出現兄弟鬩牆、弱肉強食、煮豆燃萁的後果，勝利者也會因所犯的惡行而遭到報應。

在這種環境之下，傳來不列顛的戰事和北方蠻族入侵行省的消息(208 A.D.)，塞維魯聽到甚為高興。他的兒子沉溺於奢華的生活，心靈受到腐化，整日爭鬥不休，現在可以有借口讓他們離開羅馬，趁年輕時多加鍛煉，使他們能習慣戰爭和政事的勞苦。雖然他老邁年高(年過六十)且患有痛風，必須用擔架抬著行進，但還是在兒子和整個朝廷的陪伴下，率領兵強馬壯的大軍深入遙遠的離島，越過哈德良和安東尼所建的兩道邊牆，進入敵人的國度，按計劃征服不列顛，完成帝國長久以來所期盼之偉業。部隊貫穿島嶼直達北端，未曾遭遇敵軍，但是喀裡多尼亞人全部埋伏起來，藏匿在羅馬大軍的後方和側翼。據說天候的酷寒，以及越過蘇格蘭的山崗和沼澤進行的艱苦冬季行軍，使羅馬損失5萬人馬。喀裡多尼亞人抵抗到最後，還是屈服在猛烈而持續的攻擊之下，為了求得和平寧願繳出部分武器，割讓一大塊領土。但是蠻族表面歸順，實則只是為了免於當前的恐懼，等到羅馬軍團撤離，他們又滿懷敵意恢復獨立。這種反覆無常、毀約背信的行為，使得塞維魯大為震怒，重新派遣大軍進入喀裡多尼亞，下達充滿血腥的命令，不是降服而是滅絕當地的土著。所幸傲慢自大的敵人塞維魯不久駕崩，土著才免於滅族之禍。

喀裡多尼亞戰爭沒有出現重大的事件，也沒有產生關鍵性的結果，並不值得我們重視。但是據說塞維魯的入侵行動，很有可能與不列顛歷史和傳說裡的光輝時代聯結起來。芬戈爾的名聲連同那些英雄豪傑和吟遊詩人，他們口口相傳的詩句經由印刷出版，又重新在我們的語文中復活。也就是他在那個緊要關頭，領導喀裡多尼亞人避開塞維魯的銳鋒，在卡戎河的兩岸贏得重大勝利，迫使世界霸主的兒子卡拉庫爾曳兵棄甲而逃。有關蘇格蘭高地的這類傳說，至今仍被疑雲籠罩，就是現代的評論家進行最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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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無法完全澄清難以理解的傳聞。設若我們能夠平和地沉醉於歡愉的想像之中，認為芬戈爾確有其人而奧西恩確有詩歌流傳於世，這兩個相互對抗的民族之間的實際狀況和處世態度的強烈對比必會使達觀的頭腦感到極大的愉悅。要是我們拿塞維魯的無情報復與芬戈爾的慷慨仁慈相比較，拿卡拉卡拉的怯懦殘暴與奧西恩的勇敢高雅相比較，拿基於利益和恐懼心理服務於帝國旗幟之下的僱傭軍頭，與受到莫爾文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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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召而披甲上陣的自由武士相比較。總而言之，要是我們想到未受教化的喀裡多尼亞人，全身散發著自然的溫暖德行，墮落的羅馬人沾染著銅臭和奴性的卑賤惡習，這樣的對比之下，接受教化的人民又有哪些優勢可言。

塞維魯年老體衰，久病難起，激起卡拉卡拉的狼子野心和陰毒邪念，他急於登基稱帝，不願將帝國分而治之。他曾經不止一次想要縮短他父親餘日不多的殘年，盡力在軍中煽起叛變而未能成功。這位老皇帝經常批判馬可過於寬厚，若能斷然採行公正措施，就可使羅馬人免於孽子的暴虐統治。現在他所處的情況如出一轍，終於體會到法官的鐵面無私，很容易在父愛的親情下冰消瓦解。他何嘗沒有深思熟慮，也曾疾言厲色地加以威脅，明知逆兒不孝但依舊無法下手處置，最後只有法外施恩。他這最後的一次寬容，對羅馬造成的危害比他之前所有的殘暴行為更大。他的心神不寧使得病體更為痛苦，因求死不得而煩躁難安，最後總算能夠得到解脫。塞維魯駕崩於約克，享年65歲(公元211年2月4日)，光榮而且卓然有成地統治帝國18年之久。

臨終之際，他勸告兩個兒子要同心協力，要求軍隊擁護這對兄弟。這兩位任性妄為的年輕人根本聽不進老父的逆耳忠言，也絲毫不受感動。但是領受遺命的部隊，沒有忘記忠誠的誓言和先帝的權威，他們拒絕卡拉卡拉提出長子繼承權的請求，宣佈兩兄弟同時為羅馬皇帝。兩位新皇帝不久恢復了不列顛的和平，就離開喀裡多尼亞回到首都，以封神的榮耀為父王舉行盛大的葬禮，被興高采烈的元老院、人民和行省承認是合法的君主。兄長的位階似乎較為尊貴，但兩人共同以平等獨立的權力治理國家。


 二、卡拉卡拉與格塔的鬩牆之爭(211—213 A.D.)

像這樣一個權力無法集中而形成分裂的政府，即使兄弟之間手足情深，也會成為不和的根本因素。更何況雙方對立勢如同寇仇，無法達成共識，那就絕不可能長久維持共治並存的局面。顯而易見的後果是只有一個在位，另一個必須下台，於是雙方都在用盡心機來算計對手，並且用高度的警覺來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免受到刀劍的攻擊或毒藥的謀害。他們從高盧回到意大利，一路行進極為快速，兩人既不同桌用餐，也不共處一室，這種兄弟鬩牆的惡形怪狀，全讓行省民眾看在眼裡。他們返回羅馬以後，立即將範圍廣闊的皇宮區隔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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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生活區域之間斷絕來往，所有的門戶和通道加強戒備，衛兵的站崗和換班，就像處於圍城之中，控管得非常嚴密。兩位皇帝只在公開場合，在他們萬分悲痛的母親面前相見，這時每人身邊也都環繞著全副武裝的隨從。即使在參加重大的慶典和集會時，宮廷無論怎樣加以掩飾，也無法遮蓋他們心中對彼此的恨意。

兩位皇帝間所潛伏的內戰誘因，使政府無所適從，一定要設法讓敵對的兄弟都能蒙受其利。有人遂提議，雙方既已無法和睦相處，不如將帝國劃分開來，以符合各人利益。條約內容已詳細擬定，卡拉卡拉是長子，保有歐洲和阿非利加西部，把亞細亞和埃及的統治權讓給格塔，格塔可以住在亞歷山大裡亞或安條克，這兩個城市的財富和雄偉都不比羅馬差。這樣一來，雙方的軍隊配置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都把對方當成敵國嚴加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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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從歐洲挑選出來的元老院議員，只承認羅馬主權；亞洲的人民和土著，就追隨這位東方的皇帝。進行中的談判被朱麗亞太后的淚水打斷，這個主張剛提出來時，就讓每個羅馬人心中充滿恐懼和憤慨。羅馬帝國這片廣大疆域，是長期征戰的產物，在時間和政策的捏合下緊密結合成整體，需要強大無比的力量，才能將它撕成兩半。羅馬人非常擔心，這被分割的兩部將很快經由一次內戰，恢復成一人統治的局面；若分裂永久存在，就會因行省的分治而造成帝國滅亡，就算目前的根基再堅固也無濟於事。

若條約付諸實施，歐洲的君主不久就會成為亞洲的征服者，但是卡拉卡拉獲得了一個輕易卻充滿罪惡的勝利。他假裝同意母后的懇求，答應到她的寢宮和弟弟見面，雙方和平修好(公元212年2月27日)。正在他們談話時，原來就埋伏好的百夫長，拔劍衝向不幸的格塔。驚慌的母親用手臂來保護自己的小兒子，但是已經無濟於事，連自己的手也被砍傷，身上沾滿幼子的鮮血，這時竟還看到長子正在大叫，起勁為那些兇手助威。卡拉卡拉在犯了這件滔天大罪以後，帶著滿臉驚怖的神情，匆匆跑到禁衛軍的營區，好像那裡才是唯一的庇護所。他跪倒在軍營保護神
[285]

 的雕像前面，士兵想要扶起他來給予安慰時，他語無倫次斷斷續續地述說剛剛遭到一場大難，僥倖得以身免，暗示他已經阻止了敵人的陰謀，決心要與忠於他的部隊存亡與共。格塔雖深受軍隊的喜愛，但抱怨已毫無意義，採取報復行動更是危險，何況他們對塞維魯的長子仍有敬畏之心，於是這種不滿在竊竊私語中逐漸消失。卡拉卡拉接著拿出父親在位期間累積的財富來犒賞禁衛軍，令他們相信他採取自衛的正當性。軍心向背對他的生命和權勢極為重要，軍方的擁護可以左右恭順的元老院議員。議會只知道一味地奉承，對於命運的安排毫無異議地加以批准。卡拉卡拉為了緩和大家的情緒，免得引起群眾的憤怒，在提到格塔此一名字時還帶著幾分尊敬，把他當作羅馬皇帝舉行隆重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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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代人士因為同情格塔不幸的遭遇，也就不提他所犯的過錯。我們總認為這位年輕皇帝是他充滿野心的兄長手下無辜的犧牲品，但是沒有想過，他之所以沒有進行報復和謀殺，不是不願，只是缺少這樣的力量。

卡拉卡拉的罪行沒有受到懲罰，但是在他處理公務和享受歡樂時，即使聽到更多奉承的言辭，也無法逃避良心的譴責。他承認自己的心靈受到折磨以致痛苦萬分，常常在狂亂的幻想中見到他的父親和弟弟，面帶怒容像生前那樣對他威嚇和責備。要是他真有這種犯罪的自覺，那就應該用德治向世人表示，過去的血腥行為是基於形勢所逼，乃情非得已的手段。但是卡拉卡拉的懺悔，只是想讓他的罪惡和謀害手足的行為從世界上的一切記憶之中消失。他從元老院回到皇宮，看見他的母親在幾位貴婦的陪同下，為幼兒死於非命而悲痛哭泣，猜忌的皇帝竟然用立即處死來威脅她們。馬可唯一留下的女兒法迪娜，被逮捕以後遭受處決的命運。甚至就是傷心的朱麗亞也只有止住悲慼，無可奈何地壓下歎息，對於謀刺事件用笑容表示贊同。據估計，以格塔的友人為名而被處死的男女將近2萬人，舉凡他的衛士和自由奴、替他處理事務的大臣、陪著他消遣的同伴、那些走他的門路在軍隊和行省得到陞遷的官吏、與他有深遠關係的隨從人員，都包括在告發名單之內，無一赦免。

所有與格塔有來往的人，甚至就是悲悼他的死亡，或僅僅提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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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受到株連。希爾維烏斯·佩爾蒂納克斯是先帝的兒子，因為幾句不適當的玩笑話而喪生。家族具有熱愛自由傳統的賽拉西·普裡斯庫斯，由於出身良好，被羅織成重大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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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連譭謗及嫌疑的特定理由都已用完。有位議員被控暗中與政府為敵，只因為他是個具有財富與品德的人，這樣的證據就足以讓皇帝滿意了。他經常拿這類自以為理由充分的原則，做出最血腥的推論。這麼多無辜的公民受到殺害，他們的家人和朋友莫不暗地裡落淚悲痛。

禁衛軍統領帕皮尼安之死，被悲歎為國家的災禍。在塞維魯統治的最後7年，帕皮尼安負責處理國家的主要事務，發揮影響力使皇帝邁向公理正義之路。塞維魯對他的德行和才華深信不疑，在臨終的病榻前面，要他盡力維護皇室的昌隆和團結。
[289]

 由於卡拉卡拉對父王所留的大臣不滿已久，帕皮尼安的鞠躬盡瘁，更引發他埋藏在心頭的恨意。格塔被謀刺以後，這個統領奉命用他那雄辯的技巧，為此一殘暴事件提出讓人接受的辯解。想當年具有哲人風範的塞涅卡，曾經用亞格裡皮娜之子的名義為殺害其母的事件，給元老院寫過一封類似的信。
[290]

 帕皮尼安加以拒絕，他極為嚴正地答覆道：「犯下殺害親人的罪行，遠比為之辯護要容易。」他毫不猶豫地在死亡和真理之間做出自己的選擇，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出淤泥而不染的凜然正氣，不參與宮廷的勾心鬥角，也不捨棄自己應有的立場和原則，較之他所有的職位、豐富的著作和身為名律師在羅馬法律史上所享有的盛譽，使帕皮尼安的大名更能永垂不朽。


 三、卡拉卡拉的暴政與覆滅(213—217 A.D.)

自古以來，羅馬人之所以特別感到幸福，即使處於惡劣狀況仍能獲得最大安慰，就是因為皇帝的德行可以積極發揮，惡行受到無形約束。奧古斯都、圖拉真、哈德良和馬可，經常親自視導遼闊的疆域，所到之處能夠表現出睿智和仁慈的行為。提比略、尼祿和圖密善的暴政，所及的區域不過是羅馬或近郊的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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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在元老院的議員和騎士階級。但是卡拉卡拉可說是人類的公敵，在謀害格塔以後僅僅過了一年(213 A.D.)就離開首都(從此沒有回來過)，其餘的統治期間全部在帝國的幾個行省，他特別喜歡流連東方，所到之處相繼成為他蹂躪和掠奪的對象。元老院的議員被迫同行，無不恐懼他那善變的性格，每天提供巨額經費供他享樂花用，而他毫不放在眼裡，隨意丟給衛士瓜分。除此之外，卡拉卡拉在每個城市興建宏麗的行宮和劇院，有的他根本就沒有去過，也不下令停止修建。大多數富有的家庭因為處以罰金或籍沒財產而家破人亡，一般人民也因巧立名目和日益增加的稅賦而苦不堪言。國家太平無事時，他稍有不如意便勃然大怒。他在埃及的亞歷山大裡亞發佈大屠殺的命令，從位於塞拉比斯神廟的行營，親自監督殺害幾千公民和外國人。他從不在意要殺多少人，也不管他們有沒有犯罪，只是冷酷地通知元老院，所有的亞歷山大裡亞人，不管是被殺死還是已經逃走，全部同樣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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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維魯明智的教誨，沒有在他的兒子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不是他欠缺想像力和辯才，而是他沒有判斷力和人性。有一個為暴君所喜愛的格言，雖然會帶來危險，但卡拉卡拉不僅牢牢記住，還無限制地濫用，那就是「掌握軍隊，欺壓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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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父親對軍隊的確很慷慨，還能審慎地加以約束，對部隊有時會縱容，但由於他的堅定和權勢，也讓狀況緩和不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但是兒子把「縱兵殃民」當成統治策略來推行，使得軍隊和帝國全部難逃覆滅的命運。士兵作戰的勇氣，不是通過軍營嚴格的紀律得以加強，反而在城市的奢侈生活中消磨殆盡。他們的薪餉和賞賜大幅增加，使國家的財政極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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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軍隊卻人人發財，想要他們在平時守法重紀，戰時為國效力，一定要靠清苦的生活才能維持。卡拉卡拉舉止傲慢，態度粗暴，但是和部隊相處時，往往忘記自己的尊嚴，跟士兵在一起打鬧，忽視將帥的職責，極力模仿普通士兵的穿著和習慣。

卡拉卡拉的個性和行為，無法受人愛戴，但只要他讓軍隊得到好處，便無兵變之危，後來發生陰謀活動結束他暴虐的統治，完全是猜忌性格引起的後果。他將禁衛軍統領的職責分由兩個大臣負責，軍事部分交付給亞得文圖斯，一位經驗豐富但才能較差的軍人；民政事務由奧皮裡烏斯·馬克裡努斯掌理，他憑著熟練的行政能力，加上公正的處世態度而擢升到高位。但得到寵幸與否完全隨著皇帝善變的性格而定，只要他起了猜疑之心，或是發生突變狀況，他們的性命便隨時不保。

有一位自稱通曉未來的阿非利加人，做出非常危險的預言，說馬克裡努斯和他兒子命中注定要登大寶。消息很快傳遍行省，後來此人被綁送羅馬，還在郡守面前堅持預言不會有錯。郡守曾接到處理有關「卡拉卡拉繼位者」這項傳聞的緊急指示，立即將審訊阿非利加人的情形，報告設在敘利亞的行宮。儘管信差的傳遞速度很快，馬克裡努斯的一位朋友還是想盡辦法，把迫在眉睫的危險通知他。皇帝收到來自羅馬的書信，正好要參加賽車，就將未拆封的文件交給禁衛軍統領，指示他趕快處理，並就其中重要事項提出報告。馬克裡努斯看到文件，知道在劫難逃，決心先下手以求自保，於是他挑起下級軍官的不滿情緒。其中有個名叫馬爾提阿利斯的士兵，最近在升百夫長時遭到否決，感到很失望，馬克裡努斯希望能假他的手來行事。

卡拉卡拉對宗教很虔誠，要從埃德薩到卡雷的月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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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進香朝拜。他在一隊騎兵伴護下前往(公元217年3月28日)，途中稍作停留，衛士在外圍保持相當距離。這時馬爾提阿利斯借口執行勤務接近皇帝，並拔出短劍刺死皇帝，兇手隨即被皇家衛隊射殺。卡拉卡拉就此結束一生，羅馬人能忍受他這麼多年的統治，真是人類的恥辱。對他心懷感激的羅馬士兵只記得他的偏愛和慷慨，根本不管他的罪行。

卡拉卡拉曾強迫元老院出賣人格和宗教尊嚴，把他尊為神祇。這位神祇在世時，亞歷山大大帝是他心中唯一的英雄，他使用亞歷山大的名號和標章，組成一支馬其頓方陣衛隊，還迫害亞里士多德的門徒，
[296]

 好表現他無聊的熱情，以讓人知道他對德行和榮譽的尊敬。我們由此想到，查理十二
[297]

 在納爾瓦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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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征服波蘭後，還吹噓他的英勇和寬大可與亞歷山大媲美(雖然他缺少腓力之子那種高不可仰的成就)。但卡拉卡拉一生中，除大量謀殺自己和父親的朋友外，沒有一件事的表現能與馬其頓英雄稍為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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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馬克裡努斯篡位後的施政(217 A.D.)

塞維魯家族絕滅以後，羅馬世界3天沒有主人，軍隊的選擇(元老院距離遙遠而且無能為力，因此不予理會)在急迫的狀況下懸而未決。沒有人在身世和功勳方面出類拔萃，能贏得他們的愛戴，獲得大家一致的同意。禁衛軍的決定可以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使他們的統領燃起希望，兩位極有權勢的大臣自認為有繼位的合法權利。亞得文圖斯是資深統領，年紀大且身體多病，加上名望和才幹都不足以服眾，就將這個危險的寶座讓給野心勃勃的同僚馬克裡努斯。馬克裡努斯裝出一副哀慟欲絕的樣子，使人無法懷疑他就是殺死皇帝的主謀。軍隊對他的為人處世既不喜愛也不尊敬，想四處找一個可以競爭的對手。後來因為他答應給一大筆的犒賞費和維持禁衛軍原有的特權，大家就勉強同意。他登基(公元217年3月11日)後不久，就賦予10歲的兒子迪亞杜米尼阿努斯帝國的榮銜和安東尼的封號。這個少年以其俊美外表和額外的賞賜，拿盛大典禮做借口，想獲得軍隊愛戴，確保馬克裡努斯尚未穩固的帝座。

新皇帝的權力因元老院和行省的欣然接受，得到合法的承認。大家原先根本沒料到能從痛恨的暴君手下脫身，因而無不欣喜若狂，所以對卡拉卡拉的繼位人是否具備應有的德行和條件，似乎沒有在意。等到驚喜的心情平靜下來，大家開始以批判性的眼光來審視馬克裡努斯的優點，這才指責軍隊的推選太過於倉促。皇帝必須由元老院選出，統治權雖然不再掌握在元老院手裡，但會托付給元老院的議員負責行使，這迄今為止仍被視為政體的基本原則。然而，馬克裡努斯並不是元老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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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地位的急遽提升顯露了出身的低下，何況是皇帝這個對元老院議員的生命和財產握有生殺予奪權力的重要職位，一向由騎士階級出任。這種憤慨的竊竊私語四處可聞：帝王的紫袍竟然穿在了一個缺乏顯赫家世，也沒有建立非凡功勳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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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沒有把帝王之尊賦予出身和地位與帝國榮譽相當的元老院議員。馬克裡努斯一旦被不滿的目光進行深入的審視探查，就很容易發現他的敗德行為和重大缺陷，他任用大臣時，遭到很多非議，不滿的人民以其一貫的直率，立即非難他疲軟的怠惰與過分的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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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裡努斯的問題在於過急的野心使他爬上很難站穩的頂峰，稍有不慎就會摔得粉身碎骨。他受的訓練是宮廷的應付技巧和文官的辦事形式，等站到凶狠無紀律的群眾面前，雖然他有統治的權力，還是會緊張得不知所措。他毫無軍事指揮才能，個人的勇氣受到懷疑，軍營中流出耳語，揭露他對付前任皇帝的秘密陰謀。卑鄙的偽善更加重兇手的罪惡，使軍方對他產生的輕視和厭惡與日俱增。馬克裡努斯挑撥士兵下手，引起暴君的滅亡，在獲得成功以後缺少作為一個改革者應有的條件，這是他命運中無可奈何之事，迫不得已只有盡量運用禁衛軍那惹人討厭的機構。卡拉卡拉奢侈揮霍，留下一大堆難以處理的後遺症。若那位一無是處的暴君能夠知道，他所犯惡行造成的後果，會為謀害他的繼位人帶來不幸和痛苦，一定會偷笑於九泉之下。

馬克裡努斯在著手進行必要的改革時，非常謹慎小心，想用一種容易而且很難覺察的方式，使羅馬軍隊恢復生氣和活力。對已經在軍中服役的士兵，他取消了卡拉卡拉所賜予的危險特權和額外待遇；對於新兵，他運用塞維魯循序漸進的訓練制度，逐步養成他們守法和服從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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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幸的是，一個致命的錯誤破壞了原來計劃所能獲得的良好效果。前任皇帝在東方集結很多部隊，馬克裡努斯沒有立即將他們分散到各行省，反而在登基那個冬天，讓他們全師駐紮在敘利亞。部隊整日無所事事留在軍營，在盤算他們的實力和數量，交互傳遞各種怨言，心中想要發起另一次革命，好獲得更多利益。老兵沒有受到優厚待遇，反而識破皇帝的別有用心而深感不滿；新兵進入軍中服役，看到皇帝很吝嗇又不對外征戰，工作增加，報酬反而減少。所以大家的心情非常陰鬱，軍中不滿的耳語傳播開來，慢慢形成煽動性的囂鬧，接著是局部嘩變宣洩出憤怒的情緒，只須等待很小的事件爆發以引起全面的叛亂。狀況既然如此發展，機會很快就會來臨。


 五、埃拉伽巴盧斯的崛起(218 A.D.)

朱麗亞太后體會到造化弄人和天理循環的無奈，從寒門出身到貴為至尊，嘗到了樂極生悲的苦果，命中注定要悲泣幼子的冤死和長子的被殺。卡拉卡拉慘遭報應的命運，以她的智慧知道這是必然的結局，但作為人母及帝國之後，仍然無法克制悲憤之情。篡位者對塞維魯的遺孀仍然尊重，她在痛苦掙扎中降為一介平民，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隨後在焦慮羞辱中自殺身亡。她的妹妹朱麗亞·梅薩被迫離開安條克宮廷，帶著20年寵幸所得的龐大財富退隱於埃米薩
[304]

 ，兩個女兒索阿米婭斯和馬梅婭在身邊陪伴。她們兩人也各有一個兒子，索阿米婭斯的兒子名叫巴西努斯，獻身於太陽神廟當祭司。
[305]

 敘利亞青年只要獲得這個神聖的職位，不論是出於審慎或迷信因素，就會受到羅馬帝國的重用而青雲直上。

許多部隊駐紮在埃米薩，馬克裡努斯要求嚴明的紀律，為了讓他們過艱苦的生活，命他們進入冬營加強訓練。士兵成群結隊在太陽神廟休息，看見這位年輕大祭司雅致的服裝和漂亮的面容，在表示尊敬之餘，還認出這個面孔很像他們仍在懷念的卡拉卡拉。政治手腕極為高明的梅薩，看到士兵的這些表現，為了孫子未來的命運，不惜犧牲女兒的名節，暗示巴西努斯是被謀害皇帝的私生子。她派出密使慷慨散發數量龐大的金額，大家很高興地收下並不拒絕，默認了他與皇帝的血緣關係。年輕的安東尼(他僭用並玷污那受人尊敬的名字)在埃米薩被部隊擁立為帝(公元218年5月16日)，發表聲明說他有世襲的權利，並且向軍隊大聲疾呼，要他們追隨在年輕而高尚的皇帝大纛之下，協助他報殺父之仇，反抗軍事專制的壓迫。
[306]



婦人和宦官的陰謀配合極為嚴密，行動非常迅速果敢。馬克裡努斯要是採取積極的作為，還是能粉碎羽翼未豐的敵人，但是他卻在恐懼和安全之間舉棋不定，只守在安條克屯兵不出。這樣一來，敘利亞各地的軍營和守備部隊，全部瀰漫著反叛的氣氛，很多派出的軍隊中發生殺害長官
[307]

 、投效叛黨的事件。同時他們把馬克裡努斯遲遲不願恢復軍人待遇和應有的特權，歸咎於他的軟弱無能。最後馬克裡努斯從安條克發兵，與年輕的皇位覬覦者兵力大增且鬥志高昂的軍隊遭遇。他自己的部隊上戰場時看起來很不心甘情願，但是等到會戰
[308]

 到了緊要關頭時(公元218年6月7日)，禁衛軍在自動自發的驅策下，發揮勇猛的鬥志和訓練的優勢，使叛軍的戰線崩潰。

敘利亞皇帝的母親和祖母按照東方的習慣隨軍出戰，看到狀況不利就從篷車中跳出來，以激發士兵的同情心，盡力鼓舞鬥志消沉的士氣。這位安東尼在這一生中從來不像個大男人，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卻能證明自己是個英雄，他騎在馬背上領著經過整頓的部隊，手執長劍衝向層層密佈的敵軍。甘尼斯是個宦官，生長在東方溫順奢靡的環境，主要的工作是照顧婦女，今天的表現卻像才氣橫溢的大將。戰場上殺得天昏地暗仍是難分勝負，要不是馬克裡努斯放棄大好機會很快逃走，可能會獲得勝利。他的怯懦只讓他多活了幾天，不幸的結局還讓其蒙上了羞恥的污名。他的兒子迪亞杜米尼阿努斯落得同樣的命運，詳情也就不多說了。頑抗的禁衛軍得知他們為之奮戰的皇帝已經逃走，也就放下武器投降。羅馬軍隊交戰的雙方，一起流下愉悅和激動的眼淚，大家團結在卡拉卡拉兒子的旗幟下，東方各省很高興承認第一位有亞細亞血統的皇帝。

早先，馬克裡努斯很客氣地去函給元老院，提到一個敘利亞騙子引起了輕微的騷亂，於是通過一個敕令，宣佈叛徒和他的家族是公敵，只要受騙的支持者立即回到原來的崗位，答應赦免他們的罪行，並且讓他們還有立功的機會。安東尼從宣佈繼位到獲得勝利，只花了20天的時間(決定羅馬世界的命運何其短促)，這段時期的首都和東部各行省，陷入希望和恐懼交織的混亂中，因為不論是誰能在敘利亞獲勝，誰就統治整個帝國，不必引起大規模的流血犧牲。年輕的征服者用立場嚴正的信函，將勝利的消息通知恭順的元老院，語氣顯得尊敬和穩重。他把馬可和奧古斯都光輝的例證，作為用人行政的最高指導原則。他的年紀和運道與奧古斯都相比頗有相似之處，這使他感到非常驕傲，因為他們都在少年時代打贏一場硬仗，報了殺父的大仇。他身為安東尼(這是卡拉卡拉的封號)的兒子和塞維魯的孫子，同時也接受馬可·安東尼的名號。元老院還未以正式敕令授予他護民官和代行執政官頭銜之前，他就老練地向帝國要求世襲的權力，這樣做是犯了羅馬的大忌。他率先違反體制的不聰明舉動，可能是敘利亞朝臣的無知，或者是軍事參贊人員的過度傲慢。


 六、埃拉伽巴盧斯的淫亂奢華及其被弒(219—222 A.D.)

新即位的皇帝從敘利亞到羅馬(219 A.D.)，一路上花費幾個月時光尋歡作樂，他在尼科米底亞度過了勝利後的第一個冬天，一直拖延到來年夏天才凱旋進入首都。他的一幅栩栩如生的畫像先他而至，被送到元老院，奉令置放在勝利女神祭壇上，讓羅馬人民瞻仰他那叫人無法恭維的風采。他在畫裡穿著米底人
[309]

 和腓尼基人寬鬆飄逸綴以金絲的袍服，頭上戴著高聳的冠冕，項圈和手鐲鑲嵌極為名貴的寶石，眉毛塗黑，雙頰抹上粉彩和胭脂。嚴肅的議員很感歎地說道，羅馬人長久以來吃盡自己同胞暴政的苦頭，現在居然苟延殘喘於陰柔奢靡的東方專制政體之下。

供奉在埃米薩的太陽神被尊稱為埃拉伽巴盧斯
[310]

 ，其用一塊黑色圓錐形石頭作替身，大家都相信它是從天上降落到這一處聖地的。安東尼認為他能當上真命天子，完全是這位神祇的庇護。如何用虔誠的祭典表示全心全意的感激，是他在位期間最重要的事務。埃米薩的神明勝過世間所有的宗教信仰，是他崇敬和榮耀的最大目標，埃拉伽巴盧斯的稱號(他身為大祭司和受寵者，已經僭用那個神聖的名字)對他而言，比帝國所有偉大的頭銜更為親切。莊嚴的行列經過羅馬街道時，路面灑上金粉，四周鑲著名貴珠寶的黑色石頭，置於六匹乳白駿馬所拉的華麗座車之中，所有的馬匹均覆蓋絲繡的馬衣。虔誠的皇帝握住韁繩，大臣在旁邊扶好，慢慢向後倒退表示敬謝，這樣他就永遠享有神明降臨的無上幸福。在帕拉丁山
[311]

 建造一座雄偉華美的神廟，埃拉伽巴盧斯神的祭器供奉，極盡鋪張和隆重之能事。在神壇上擺設豐富的美酒和大量的祭品，燃燒著昂貴的香料，敘利亞少女圍繞神壇，在蠻族的音樂聲中，跳著有挑逗意味的舞蹈。嚴肅的高官顯貴和文武大臣穿上腓尼基式的長袍，參與不登大雅之堂的祭典儀式，裝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內心裡氣憤萬分。

對於這處羅馬的宗教信仰中心，他狂熱地想要把戰神盾牌、智慧女神神像
[312]

 和崇敬努馬的神聖誓約全部搬離這個地區，再用一群位階較低的神祇，安排在不同的位置陪祀來自埃米薩的偉大神明。但是除非讓一個聞名於世的女神祀奉在他的寢宮，否則對他的宮廷而言，還是不夠完美。最初他要選帕拉斯
[313]

 做他的配偶，但是害怕她那好戰的性格，嚇壞溫柔纖弱的敘利亞神祇。倒是阿非利加人以阿斯塔特
[314]

 為名所供奉的月神，被認為適合陪伴日神。於是他將月神的神像連帶神廟裡豐富的祭器當作嫁妝，從迦太基運到羅馬，這場神聖的婚禮，是羅馬和帝國最重要的節日。
[315]



喜好美色是人的天性，但一定要順乎自然而有所節制，並以正常的交往、親密的聯繫，以及對外觀的鑒賞與想像力來增進感官的滿足。但是這位埃拉伽巴盧斯(就是用這個做名字的皇帝)卻被他的青春、他的國家和他的時運所毀敗。他瘋狂陷溺於低級趣味的淫亂之中，不久就因過度縱慾而產生厭倦，要借助人為的刺激力量，那就是成堆的女人和各種美酒佳餚、精心設計的各種姿態和春藥，來挑起他那衰退的慾念。這是皇帝唯一關心和支持的學問，
[316]

 這方面出現的新名目和技術的創新成為他統治時期的特色，也使他留下千載的罵名。埃拉伽巴盧斯缺乏品味和風雅的氣質，只能縱情聲色任意揮霍，在瘋狂的浪費中耗盡人民的財富。身邊的諂媚之徒對他隨聲附和，認為這是溫和的前代皇帝時期聞所未聞的精神面貌和宏偉氣象。打破時節天候的規律、
[317]

 戲弄臣民的情感和愛好、破壞自然和社會的法則，這些可以給他帶來極大的愉悅。排列成隊的媵妾和更換頻繁的妻子，其中還有一位灶神處女被人從神聖的處所強搶出來，仍然不能滿足他已無能為力的情慾。羅馬世界的霸主喜歡像女人一樣著裝打扮，手裡寧願拿梭桿也不要權杖，將政府的重要職位授予他無數的愛人，以致國家的尊嚴掃地，甚至有一位公開運用皇帝的稱呼和權力，他只好稱自己是皇后的丈夫。
[318]



埃拉伽巴盧斯的罪惡和愚行，難免因想像或偏見而有所誇大。
[319]

 然而，我們僅就公開暴露在羅馬公眾面前並能得到當時一些嚴肅的歷史學家所證實的情節來看，那種卑鄙污穢的下流程度，實在是任何朝代和任何國家所僅見。東方帝王的縱慾微行，局限於後宮的高牆之內，將人們好奇的眼光隔離在外；榮譽和高貴的情操，使現代歐洲的宮廷講究娛樂的高尚、禮法的規範和輿論的尊重。但是羅馬貴族的墮落和富有，竟將各民族和各習俗所產生的罪惡彙集以供他們享樂，無懼於法律的懲處，也不在意輿論的批評，他們生活在奴隸和食客的百依百順之中，既無因犯罪而受到懲罰之憂，也不怕任何人的批評。至於皇帝更是處於高不可及之處，以極其輕蔑而漠不關心的態度，對待各階層的臣民，完全可以毫無顧忌地享受放縱奢華的皇家特權。

世界上最無用的蠢材，也敢於指責別人不守法的行為，即使他自己和別人一樣；而且他很容易找出彼此年齡、性格和地位上的微小差異，振振有詞地認為應該有不同的待遇。權勢熏天的軍隊擁立卡拉卡拉荒淫的兒子為帝，他們為這可恥的選擇而感到羞愧，厭惡了這位魔頭想另作打算，轉而對皇帝的表弟產生好感，也就是馬梅婭的兒子，品德和操守良好的亞歷山大。精明的梅薩深知她的孫子埃拉伽巴盧斯必然毀於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為了預留後路，應該替家族找更有力的支撐。她把握住了一個祭神的良機，趁著年輕皇帝心情很好時，勸他收養亞歷山大，授予「愷撒」的榮銜(221 A.D.)，這樣他的神職就不會因要處理政務而中斷。

性情和善的王子是帝國僅次於皇帝的二號人物，很快就贏得民眾的愛戴，但卻激起暴君的嫉妒，決心要他敗壞品德來同流合污，再不然就取他的性命，以結束這危險的競爭關係。他空洞的計謀很快因自己多嘴而洩露出去，被謹慎的馬梅婭安置在她兒子身邊的謹慎而忠心的僕人給破壞。埃拉伽巴盧斯急於完成這件事，發現靠詭計沒有效果，決心要用武力來執行，於是下達了一項專制的命令，把他表弟愷撒的地位和榮譽予以撤銷。元老院接到消息後毫無反應，在軍營裡卻引起軒然大波，禁衛軍發誓保護亞歷山大，要向那羞辱皇位的人報仇。渾身發抖的埃拉伽巴盧斯淚流滿面地求饒，並保證只留下所愛的希爾羅克裡斯
[320]

 ，才消弭了他們的憤怒。禁衛軍的首領既可以照顧亞歷山大，也可以看管皇帝行為，這才讓他們滿意。

雙方的妥協不可能維持很久，即使像埃拉伽巴盧斯這樣卑劣的人，也不願在屈辱的條件下，讓人牽著鼻子去治理帝國。不久以後，他想出一個很危險的方法，要去試驗軍隊的反應，於是放出風聲說他的表弟已經死亡。人們自然認為是他下的毒手，在軍營中激起大家的狂怒。這場風暴顯然只能讓受歡迎的亞歷山大出面，並且恢復他的權力，否則無法平息。皇帝由這件事看出大家喜愛他的表弟，對他本人非常討厭，一時怒氣大發，想要處罰幾位領頭鬧事的人。他這種無理性的嚴厲態度，馬上使他的親信、他的母親和他本人走向死亡的命運。埃拉伽巴盧斯當場被禁衛軍殺死(公元222年3月10日)，肢解的屍體被拖過羅馬街頭丟進台伯河中。元老院對他的蓋棺論定是遺臭萬年，後人認為這個評價非常公正。
[321]




 七、亞歷山大的即位及其德性善行(222 A.D.)

亞歷山大取代他表兄埃拉伽巴盧斯的位置，被禁衛軍推上皇帝的寶座。他與塞維魯家族的關係以及所僭用的名字，完全和上一任皇帝相同。他的德行和所遭遇的危險，使得羅馬人對他產生好感，熱心慷慨的元老院，在一天之內授予他代表帝國尊嚴的各種頭銜和權力。
[322]

 但是亞歷山大是位謙和孝順的青年，年紀只有17歲，政權遂落入兩位婦女——他的母親馬梅婭和他的祖母梅薩——手中。後者在亞歷山大登基後不久逝世，馬梅婭成為她的兒子和帝國的攝政者。

在每個時代和國家，兩性之中比較聰明或強壯的一性掌握國家的政權，另外一性去管理家庭生活和傳宗接代。世襲的君主政體之中，尤其是現代的歐洲國家，基於騎士精神和繼承法則，使我們習慣於一種很特殊的例外：在文治和武功這兩方面都一竅不通的女人，也能夠在偉大的王國具有絕對的統治權。但是羅馬的皇帝仍然被視為共和國的軍事統帥和行政首長，他們的妻子和母親雖然享有「奧古斯塔」的稱號，但是個人毫無權勢。要是讓女人來統治國家，在古代那些有婚姻而無愛情，或者是相愛而不知道體貼和尊重的羅馬人看來，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323]

 傲慢的亞格裡皮娜將帝國的權位授予她的兒子，實際上自己也想分享這份榮譽，但是她那瘋狂的野心，為關心羅馬尊嚴的公民所厭惡，在計謀百出的塞涅卡和比羅斯手中遭到挫敗。

後繼各帝無論是睿智或平庸之輩，都不願冒犯全國臣民之大不韙。只有淫亂敗政的埃拉伽巴盧斯，會用他母親的名號來污辱元老院的名聲，索阿米婭斯就坐在執政官的旁邊，以合法成員的身份簽署立法機構的敕令。她的妹妹馬梅婭非常謹慎，拒絕接受像這樣一無是處且易引起反感的特權，後來制定嚴謹的法律，禁止婦女進入元老院，凡惡意違犯者可將其頭砍下奉獻給地獄之神。馬梅婭萬丈雄心的目標在於實際的權力，不是虛榮的表面，要在兒子的心目中維持一個絕對永久的帝國，她的母愛不容許有任何敵手存在。亞歷山大得到她的同意，和一位貴族的女兒結婚，但是他對岳父的尊敬和妻子的愛情，與馬梅婭的愛心和利益發生衝突。那個貴族立刻被控以叛國罪處死，亞歷山大的妻子受盡羞辱後被趕出宮廷，最後被放逐到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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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這種因嫉妒而產生的殘酷行為及在某些方面的貪婪，使馬梅婭受到責難，但整體而言，她的用人行政都符合她兒子和帝國的利益，並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她選出16名在智慧和德行上都優秀的議員，組成常設性的國務會議，每件重大的公共事務都經過討論再做出決定。名聲顯赫的烏爾比安，不僅精通羅馬法律且極受羅馬人民的尊重，由他擔任會議主席，發揮貴族政治的持重和堅定，恢復政府的秩序和權威。他們首先要完成的目標，是杜絕城市裡外來的迷信和奢侈，再就是清除埃拉伽巴盧斯貪婪暴虐所留下的痕跡，接著便將政府各行政部門安插的佞臣全部遣散，用一批有才德的人來取代。文官的推薦標準是學識和公正，武職的任用資格是英勇和紀律。

但是，馬梅婭和那批精明的顧問最關心的事，還是如何陶冶皇帝的性情。羅馬世界的禍福安危，視他個人素質而定。肥沃的土壤使得培植容易，甚至用不著人力的耕耘。亞歷山大具有優越的理解力，能夠領受德行的益處、知識的愉悅和努力的必要，自然流露出善良溫和的氣質，使他不受外在刺激和罪惡的誘惑。他對母親始終保持孝心，對睿智的烏爾比安像對待嚴師一樣的尊敬。烏爾比安庇護著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免於諂媚和奉承這類毒藥的腐蝕。

亞歷山大日常起居很簡單，顯出有為皇帝令人激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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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或生活習慣有所差異，仍值得當代帝王傚法。他很早起床，每天第一件事是個人的禮拜活動。他的私人教堂牆上掛滿英雄畫像，他們改善人類的生活，理應受到後代子孫崇敬。但他認為神明最願意接受的祭拜方式，是對人類的服務。因此他早上大部分時間花在主持會議、討論公務和裁定訴訟上，所表現的耐性和見識已超出他的年齡限制。公務的枯燥乏味由文學的魅力來紓解，他用一部分時間研究所喜愛的詩歌、歷史和哲學，維吉爾和賀拉斯的詩及柏拉圖和西塞羅的《論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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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最感興趣的作品，可以增加他的理解力，並使他對人和政府都有了最崇高的認識。心靈的陶冶之後便是體能活動，亞歷山大身材高大，體格強壯且動作敏捷，精通各種運動，都能出類拔萃。在沐浴後，吃個早餐恢復精神以後，他再次活力充沛地投入一天緊張的工作中。晚餐才是羅馬人的主餐，他在秘書的陪同下進食，閱讀和答覆世界各地寫給皇帝的大量信件、備忘錄和陳情書。他的飲食非常簡單節儉，經過挑選的朋友都是很有學問且品德高尚的人，為了供他咨詢，也來參加這樣的餐會。烏爾比安就經常受到邀請，他們的談話很親密而且具有啟發性，偶爾停下來背誦一些令人感到愉悅的作品；而一般有錢和奢侈的羅馬人，則是經常召來舞女、小丑和角鬥士。亞歷山大的穿著樸實無華，舉止謙恭有禮，溫文儒雅。在適當的時間，他會將宮殿開放給所有的臣民，進入的人好似可以聽見一個聲音，像伊琉西斯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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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發出的有益身心的訓諭：「進入這座神聖的宮殿，要有純潔無邪的心靈。」


 八、亞歷山大的治績與軍隊的暴亂(222—235 A.D.)

這樣一種始終如一、不給邪念和惡行留下多餘時間的日常生活，比起保存在朗普裡狄斯作品裡面那些瑣碎的細節，更能證明亞歷山大的智慧和正義。自康茂德即位以來，羅馬帝國在40年之間，接連經歷4位惡貫滿盈的暴君，等埃拉伽巴盧斯死後，才享有13年(222—235 A.D.)國泰民安的歲月。行省從卡拉卡拉和他的冒牌兒子無所不用其極的苛捐重稅中得到紓解。各級官員配合施政作為，在和平安定的局面裡逐漸興盛繁茂。官吏從既有經驗中得知，贏得人民愛戴，是獲得皇帝重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對於羅馬人民不太過分的奢華，增加某些較溫和的限制措施，在亞歷山大身為君父的關懷下，物價和利息都能降低。他謹慎而慷慨的恩賜，既滿足了大多數群眾的需求，也不會傷害勤勞人民的積極性。他恢復元老院的尊嚴、自由和權威，每位德行優良的議員都可以接近皇帝，無須畏懼，更不必羞愧。

皮烏斯和馬可的崇高德行，使得安東尼的稱號極其高貴，這個名字曾通過領養的方式傳給荒唐的維魯斯，再以世襲的權利傳給殘暴的康茂德，後來成為塞維魯之子的榮譽稱號，接下來授予年輕的迪亞杜米尼阿努斯(馬克裡努斯之子)，最後為埃米薩最高祭司(埃拉伽巴盧斯)的醜行所玷污。元老院雖然深懷戒心，還是誠懇地一再要求，使亞歷山大感受壓力，他用高貴的氣度拒絕剽竊的名聲，情願全心全意恢復安東尼時代真正的榮譽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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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歷山大文官政府的努力下，智慧的作用因權力而加強，人民可以感受到公眾的幸福生活，以敬愛和感激回報他的恩主。但是還存在著極其重要而必需的工作，執行起來又極其困難，那就是軍事改革。長久以來，軍隊因利害關係和暴力習性而免受懲罰，不願接受軍紀的約束，無視民眾的安寧和福祉。為了執行這個危險的計劃，亞歷山大隱藏對軍隊的恐懼，表面上裝出愛護的樣子。政府各級行政單位執行嚴格的經濟管控，供應金銀成立基金，作為軍隊的日常支出和額外獎賞。在軍隊的行軍中，他放鬆每人應肩負17日份口糧的嚴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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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旁設有大量倉庫，裡面裝有充足的糧食，但只要一進入敵人的邊境，因士兵懶散成習，就必須準備大批騾馬和駱駝來運送給養。亞歷山大對矯正士兵奢靡的效果感到失望，最後，他把目標限於軍容的裝飾、優良的馬匹、華麗的盔甲和用金銀來鑲嵌的盾牌等方面。他同時也與士兵一起習於勞苦，親自訪問病人和負傷人員，把他們的服役記錄和他自己的感謝之辭，全部保存下來。不論在何種場合，盡量向這些人表達熱烈的感激，因此他故作姿態地宣佈，他們的幸福與國家的榮譽休戚相關。他用最溫和的方式力圖喚起暴亂的群體的責任感，至少要恢復原已式微的軍紀，羅馬帝國之所以能戰勝那些尚武精神、整體力量均在他們之上的國家，全歸功於軍紀的要求。但他的謹慎是徒勞的，勇氣是致命的，改革的企圖只是讓他所要治療的疾病，不僅無法痊癒而且提前發作。

禁衛軍擁戴年輕的亞歷山大，把他看成溫柔的學生那樣愛他，將他從暴君的虎口救出，安置在帝座之上。和藹可親的皇帝深知自己應盡的義務，對軍隊的感激限制在理性和正義的範圍之內，於是軍人在不久以後，就對亞歷山大的德行感到不滿，覺得還不如埃拉伽巴盧斯的惡行來得好。他們的統領是睿智的烏爾比安，身為法律和人民的朋友，卻被軍隊視為敵人，認為每項改革計劃都是出於他惡意的建議。他們的反感藉著一些微小的事件，爆發成為狂暴的叛變。羅馬城內的內戰猛烈進行了3天，在這個時候，那位卓越大臣的生命受到心存感激的人民的保護。最後，看到一些房屋被燒燬，同時受到全城陷入火災的威脅，人民在歎息之下，只有放棄不幸的烏爾比安，聽任命運安排。他被追到皇宮的殿堂，就在皇帝面前遇害，即使用紫袍來覆蓋，也無法取得冷酷士兵的赦免。這就是軟弱政府的可悲之處，皇帝要是不採取忍耐和偽裝的手法，就無法替被謀殺的朋友復仇，為自己被侮辱的尊嚴雪恥。叛變的主要首領伊帕戈蘇斯被調離羅馬，榮任埃及的行政長官，再從這個高階的職務被貶到克里特政府。最後，等待時間和離職抹去他在禁衛軍中的名望，亞歷山大再給予他罪有應得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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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用公平和正義來統治全國，軍隊懷疑忠誠的大臣意圖矯正他們的混亂，竟然發生暴行處死大臣，這真是天理難容之事。歷史學家迪翁·卡修斯用古代遵守軍紀的精神，領導駐潘諾尼亞的軍團，那些羅馬弟兄卻以軍隊擁有特權這一低劣的理由，要砍掉改革者的腦袋。然而亞歷山大並未屈服於士兵的囂張氣焰，為了恪盡自己的職責，任命烏爾比安的同僚卡修斯為執政官，同時拿自己的錢財支付烏爾比安尊榮葬禮所需的費用。但讓人擔憂的是，士兵公開宣稱要是看見卡修斯運使執政官的職權，就會讓他血濺五步以報復他的無禮。於是在皇帝的勸告下，國家最高職位的官員從城市隱退，把所餘任期的大部分光陰，花在坎帕尼亞莊園中。

皇帝的仁慈使軍隊更加傲慢，軍團也傚法禁衛軍，以同樣的狂暴和固執，保障他們無法無天的特權。亞歷山大的德政善行，無法對抗時代的腐化和墮落。在伊利裡亞、毛裡塔尼亞、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和日耳曼，不斷爆發新的叛變，他的官吏被殺害，他的權力被凌辱，最後他的生命也犧牲在軍隊的極端不滿之下。有一特殊事例值得注意，因為它說明了軍隊的態度，顯示出恢復責任感和服從心的狀況。在遠征波斯時，皇帝進駐安條克，有些士兵因在婦女浴室洗澡而受到處罰，導致他們所隸屬的軍團叛變。亞歷山大登上將壇，以謙和穩重的態度向武裝部隊講話，對於前任皇帝所引起的惡習，他痛下決心一定要予以矯正，只要稍為鬆懈，羅馬的令名和帝國的前途，全部將因頹喪的軍紀而覆滅。這時，下面叫囂不斷，一片喧鬧聲音打斷他溫和的勸勉。英勇的皇帝說道：

你們這樣的喊叫，到戰場上向著波斯人、日耳曼人和薩瑪提亞人去吼吧!在你們的君王和恩主面前要保持肅靜!因為是他給你們糧食、衣物和金錢。肅靜!不然我不稱你們是軍人，要叫你們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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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些蔑視法律的人一樣，要把你們當作賤民看待。

他這種帶有威脅的語氣激怒整個軍團，他們揮舞著武器想要殺他。亞歷山大毫無畏懼之心，繼續說道：「你們的勇氣到戰場上去表現吧!那會更高貴些。你們現在可以殺害我，但卻嚇不倒我!共和國的嚴刑峻法會懲罰你們的罪行，為我報仇。」軍團仍然叫囂不已，皇帝以堅決的口吻大聲地說：「老百姓!放下你們的武器，安靜地離開，回到你們的營房去吧!」暴風雨立即停息下來，士兵滿面羞愧，默認處置的公正和軍紀的權威，把武器和旗幟交了出來。大家在混亂中退開，並沒有回到軍營，而是在市內找幾個旅店住下來。在這30天內，皇帝很高興看見部隊受到他的教化而幡然悔改，在處死幾位縱容叛變的護民官之後，才恢復他們以前在軍中的階級。滿懷感激的軍團，誓以必死之心報效疆場，盡忠皇帝。

群眾通常在一念之間做出決定，瞬息萬變的情緒可以讓暴亂的軍團在皇帝的面前將武器放下，或刺進皇帝的胸膛。或許，如果將這個非凡的和解事件交給哲學家深入研究，可以知道在那種情形下，贏得軍隊服從的原因，是皇帝大無畏的精神。然而，如果這件事要經由公正的歷史學家來敘述，就會知道亞歷山大·塞維魯的舉動可以與愷撒媲美，使他的品格也接近同樣的水平。但是這位和藹可親的皇帝，他的能力無法處理當前困難的局勢，他行為的堅定不及他動機的純潔。他所具有的德行，就如同埃拉伽巴盧斯的惡習一樣，在出生地敘利亞溫暖的氣候裡，感染了東方那種軟弱柔順的色彩。雖然他因外國血統而感到羞愧，但是一位奉承的家譜學者，經過考證以後，認為他出自古代羅馬的貴族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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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聽了非常滿意。他母親的驕奢和貪瀆，為他登基以後的光榮投下陰影。當他是個不知世事的少年時，固然應該聽從母親的安排，但等到成年以後，竟還是同樣的唯命是從，這就使得這對母子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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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了公眾冷嘲熱諷的目標。令人疲倦的波斯戰爭引起軍隊的不滿，屢次出師無功使得統帥的聲望跌落到連低階士兵都不如的地步。所有原因的形成和狀況的發展，都像是要加速促成一場革命，使羅馬帝國因持續的內亂而走向崩潰之途。


 九、羅馬帝國的財政狀況(222—235 A.D.)

康茂德的荒淫暴虐以及因他死亡而引起的內戰，再加上塞維魯王朝奉行新的政策原則，這些因素使軍隊擴大了危險的權力，抹去了羅馬人民銘刻在心中殘留的法律和自由之微弱形象。我們盡全力合理而清晰地解釋那些摧毀帝國基礎的內部變化。每位皇帝個人的性格，以及他們的勝利、登基、愚昧和運道，與君主政體的衰亡息息相關，更使我們感到極大的興趣。我們一直留意這個重大的歷史主題，所以不能對卡拉卡拉的詔書毫不理會，因為就是這份文件將羅馬的公民權給予帝國所有的自由臣民。但是我們要知道，他那毫無限制的慷慨並非來自廣闊的胸襟，而是基於貪財的動機所產生的卑鄙結果。基於這種種緣故，我們要從共和國的凱旋時代開始，到亞歷山大·塞維魯臨朝為止，對帝國的財政進行研究並加以說明。

圍攻伊特拉斯坎的維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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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羅馬人第一次重大的冒險行動，前後花了10年的時間。這並非因為城池的形勢險要，而是圍攻的部隊缺乏攻城技術。雖然戰地離本土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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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英里，2但長年辛苦的冬季戰爭，需要特殊的鼓勵。元老院替士兵建立一套定期酬金制度，所需經費來自一般的貢金，按照公民的財產公平分配來課稅，很好地平息了沸騰的民怨。征服維愛以後的200多年，共和國雖然所向無敵，但只給羅馬增加了權力，而沒有創造太多財富。意大利各城邦僅繳納軍事服役的貢金，在布匿戰爭時代，所運用的龐大陸海武力，都由羅馬人本身的經費來維持。那些鬥志高昂的人民負擔非常沉重，但卻樂此不疲，認為努力之後，必然能迅速享有豐碩的成果。他們的期望終於達成，在這段期間內，敘拉古、迦太基、馬其頓和亞細亞的財富，隨著凱旋式帶進羅馬，僅戰勝佩爾修斯
[336]

 所獲得的財富就有200萬英鎊。羅馬人民成為各國的主人，從此不再受重稅之苦。行省與日俱增的賦稅和貢金，足以支付戰爭和政府的一般費用，多餘的金條和銀塊儲存在農神廟
[337]

 ，以備國家不時之需。

奧古斯都呈送給元老院的遺囑，附帶其中的詳盡記錄已經遺失，這可能是歷史上最難以估計的巨大損失。在那份遺囑裡，經驗豐富的皇帝很精確地平衡羅馬帝國的稅收和支出。由於缺乏清楚而全面的估算，我們只好引用古人若幹不完整的資料，他們剛好捨棄了抽像的文辭而注意較實用的細節。據稱，亞細亞被龐培征服後，每年的稅收從5000萬德拉克馬增加到1.35億德拉克馬，大約是450萬英鎊。在托勒密王朝昏庸統治的末期，埃及每年的稅收據說已達1.25萬泰倫，大約是250萬英鎊。後來，由於羅馬人的儉省，以及與埃塞俄比亞和印度的貿易增加，在獲利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在高盧是靠縱兵掠奪和販賣奴隸發財，就像埃及是靠通商貿易一樣，就帝國而言，這兩大行省的貢金收入，幾乎可說是不相上下。羅馬征服迦太基後，要求對方在50年內賠償1萬優波克或稱迦太基泰倫，
[338]

 相當於400萬英鎊，就當時看來羅馬可是發了橫財。等到肥沃的阿非利加海岸成為羅馬的行省，原先那點賠償，跟之後從土地和居民那兒徵收的稅金來比，真是不算什麼。

西班牙的狀況非常特殊，等於是古代世界的秘魯和墨西哥。這塊富庶的西方陸地是腓尼基人發現的，單純的土著受到迫害，被拘留在自己土地上的礦場，為外鄉人的利益而賣命工作，與近代西班牙美洲的模式完全一樣。
[339]

 腓尼基人只熟悉西班牙的海岸地區，貪婪和野心使羅馬人和迦太基人帶著武器進入這個國家的內陸，幾乎所有的地點都能發現豐富的銅礦、銀礦和金礦。靠近迦太基納的一處礦場，每天生產2.5萬第納的銀幣，相當於一年300萬英鎊。每年卻能從歐斯圖裡、加利西亞和琉息太尼亞這幾個行省收到2萬磅重的黃金。
[340]




 十、羅馬帝國的稅制及對後世的影響(222—235 A.D.)

羅馬帝國那些有影響力的城邦之所以被消滅，我們需要時間和資料才能進行非常正式的探討。不過要是看見他們為取得錢財，連荒蕪貧瘠的地方都不放過，而行省的大量財富或來自於天，或成之於人，就會對稅收有些概念。奧古斯都有次接到吉阿魯斯居民的陳情，非常謙恭地請求他免除「三一稅」的沉重負擔。他們的稅金總數不過150第納，大約5英鎊而已，但是吉阿魯斯是愛琴海的一座小島，也可以說只是一塊岩石，缺乏清水和各種生活必需品，只居住著一些可憐的漁民。

雖然資料來源有限而且殘缺不全，我們還是可以得到兩點結論：首先，羅馬行省的正常收入(時間和環境的差異可以略而不計)不會少於1500萬英鎊或2000萬英鎊。
[341]

 其次，如此龐大的稅收，對奧古斯都依據穩健原則所建立的政府，足夠支付所需的費用。那就是說他的宮廷簡單樸實一如議員的家庭，他的軍事建設經過計算可用來防衛邊疆，既沒有激起征戰的旺盛企圖心，也沒有外來侵略的嚴重顧慮。

縱使這兩種結論從表面看好像很有道理，但至少後面一點，無論是從奧古斯都的言辭還是作為來看，都是絕對辦不到的，也就是說收入不敷支出。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很難斷定，他到底是羅馬世界的國父，還是自由權利的壓迫者；到底他是希望解除行省所受的各種不平等待遇，還是要讓元老院和騎士階級陷入赤貧的地步。從他一開始掌握政權，就經常暗示貢金不足，有必要以適當比例對羅馬和意大利增加公共負擔。在執行這些失去民心的方案時，他一直很謹慎，經過權衡輕重後，一步步實行，最先是實施關稅，接著就是建立消費稅，在查定羅馬公民的個人實際財產後，再據以完成稅務計劃。要知道，這些人已經有150年未繳納各種稅金了。

其一，像羅馬這樣偉大的帝國，金融的自然平衡必須逐漸建立。征服者以強權為手段將行省的財富送到首都，其中大部分再藉著商業和技術，用溫和的方式反哺給勤勞的行省。在奧古斯都和後繼諸帝統治下，各種商品均需課稅，並經過1000種不同的路徑，進入富庶和奢侈的帝國中心。不論法律怎樣為之解釋，支付稅收的都是羅馬的購買者，而不是行省商人，稅率從商品價值的八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不等。若假定稅率的變化是由政策中不可改變的原則所引導，像奢侈品比必需品要課更高的稅，帝國勞動人民生產製造的產品，比從阿拉伯和印度運來的
[342]

 無益但受歡迎的商品，所受的待遇要相對寬容。現仍存有一份商品目錄，項目很多但不完整，在亞歷山大·塞維魯時代必須納稅的物品有：肉桂、沒藥、胡椒、生薑、所有香料、各種寶石(其中以鑽石
[343]

 價格最昂貴而翡翠最為耀目)、帕提亞和巴比倫的皮革、棉花、生絲和絲織品、黑檀木、象牙以及閹人。
[344]

 我們可清楚看到，用來侍候人的柔弱女性化奴隸，他們的用途和價值隨著帝國的衰落而興起。

其二，奧古斯都在內戰之後設立消費稅，雖然全面實施，還算非常有限，很少會超過1%。但是項目卻包羅萬象，無論是市場出售或者公開拍賣，從土地和房屋的大宗買賣，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價值微不足道也都包括在內。像這樣的稅收直接影響到人民的生計，所以經常引起反感以致怨聲載道。皇帝知道國家的需要和財源所在，只有公開發佈詔書表示：軍隊的需求大部分要依靠徵收消費稅。
[345]



其三，奧古斯都為了使政府能夠抵禦內憂外患，決定成立一支常備軍，就設立特定的財庫，用來支付士兵的薪餉、退役老兵的酬金以及戰爭的額外費用。消費稅是大宗收入，專門撥作這方面使用，但發現還是入不敷出，為了彌補其間的差額，皇帝建議對遺產課徵5%的新稅。但是羅馬的貴族把金錢看得比自由還重要，奧古斯都聽到憤憤不平的怨聲，還是能保持平常心，公開將整個案件提到元老院來討論，要求他們對於軍中服役所需經費問題，提供不會引起反感的權宜辦法。元老院各持己見無法做出決定，而且對整個問題感到非常困擾。奧古斯都對他們暗示，元老院要是冥頑不靈，他將不得不提出更高的土地稅和丁稅，這樣一來，大家只有默然接受。對於遺產和繼承的課稅會因某些限制條件而予以減輕，繳稅的對象除非繼承的金額很大，可能要到達50或100個金幣，否則不會進行徵收，對於父親一方的直系親屬
[346]

 也不會強制索取。由於親屬及窮人的權利都受到保障，如果陌生人或者是遠親意外獲得一筆財產，這時為了國家的利益，會很欣然繳納二十分之一的遺產稅，這似乎是相當合理的事。

富裕的社會繼承稅收的金額非常龐大，看來最適合羅馬人當時的情況。無論是出於理智的考慮或隨心所欲，可完全依據自己的心願寫遺囑，根本不受近代有關限定繼承人和決定財產分授家屬之限制等規定。基於各種原因，父親的偏心與不公，對於共和國熱心奉獻的愛國人士，或是帝國生活放蕩的貴族，都會失去影響力。只要父親將財產遺留四分之一給兒子，那兒子就不應提出任何合法的訴求。但一個年老而無子女的財主，在家庭裡是暴虐的主子，個人的權力隨著年齡和日漸衰弱而增加。一大堆奴婢之輩圍在身邊，把他當作法務官和執政官來侍奉，希望博得他的微笑，讚美他那些愚蠢的行為，盡量滿足他的慾望，然後焦急等待他的死亡。隨侍和奉承的技巧成為最賺錢的一門學問，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宣稱它完全配得上一個特殊的稱號。根據諷刺詩的生動描述，整個城市分為兩大部分，那就是獵人和獵物。每天都有這樣多失去理性和毫無節制的人，受到狡詐之徒的擺佈，非常愚蠢地在遺囑上簽名同意。當然，也有一些人抱著對理性的尊重態度，受到別人德行的感召，留下合理而公正的遺囑。西塞羅在當律師時，用辯護來保障當事人的生命和財產，曾接受合法的遺產達17萬英鎊。小普林尼的朋友對這位和藹可親的雄辯家，在遺產的贈與上也一點都不吝嗇。
[347]

 不管立遺囑的人有什麼動機，國庫全部一視同仁地索取他們財產總值的二十分之一，這樣過了兩三代以後，臣民的全部財產便逐漸落入國庫。

尼祿登基之初，皇帝渴望獲得民心，或許是一念之慈的盲目衝動，希望能廢除關稅和消費稅。聰明的元老院議員讚頌他的慷慨行為，但卻轉移計劃執行的方向，因為這樣做會扼殺共和國的財源，瓦解帝國的力量。如果這個美夢可以實現的話，像圖拉真和安東尼這樣仁民愛物的皇帝，早就熱烈地把握如此光榮的機會，將重大的恩惠賜給帝國的臣民。他們以減輕大眾的負擔為滿足，但還是不會將這些稅收完全除去。他們用法律的溫和與精確，以訂出稅務的原則和措施，保護各階層的人民，防止任意的解釋、過時的要求和租稅承包商的肆意妄為。因而，在每個年代，即使是羅馬最仁慈最明智的行省總督，也還是堅持貫徹租稅承包商那有害人民的手段，至少也要用來搜刮主要的關稅和消費稅，這說起來真是一件怪事。
[348]



卡拉卡拉的想法和做法與安東尼大不相同，他完全不顧國計民生的後果，甚至可以說是討厭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他發現必須滿足自己在軍隊裡引發的無窮貪婪。奧古斯都所設立的幾種稅制，以遺產稅抽取二十分之一的金額最龐大，運用的範圍也最廣泛，影響力並不限於羅馬和意大利。稅捐收入隨著羅馬疆域的擴張而加劇，新的公民雖然在相同條件下繳稅，
[349]

 但可以因此取得階級和特權，獲得更豐富的補償，像是地位和財富的光明遠景，可滿足他們出人頭地的野心。但是這些顯示著身份差別的好處，卻在卡拉卡拉的奢侈浪費下完全喪失殆盡。毫無意願的省民被迫接受羅馬公民的頭銜，得不到一點利益，卻要承擔羅馬公民的實際義務。塞維魯胃口奇大的兒子，對前任所制訂的稅務措施感到不滿，認為其過於溫和。他把遺產稅從二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並且在統治期間(在他死後又恢復過去稅率)施展鐵腕強制執行，全帝國的臣民無不叫苦連天。

當所有省民以羅馬公民的身份盡義務納稅時，對於過去以臣民的條件所奉獻的貢金，應依法予以豁免。但卡拉卡拉和他的兒子並不採納政府的稅務原則，要求舊有的貢金和新加的稅捐同時徵收。到亞歷山大當政，才大幅度解除省民的痛苦，將登基時所收稅捐的總額減少到三十分之一。
[350]

 雖很難瞭解他基於何種動機，願將危害大眾的殘餘罪惡予以剷除，但帶有毒素的種子並未清理乾淨，還滋長蔓延開來，在後續朝代，為羅馬世界投下了死亡的陰影。在本書中，我們經常提及的土地稅、丁稅及穀物、酒、油和肉類的大量徵用，全部來自行省，供宮廷、軍隊和首都之用。

只要羅馬和意大利被尊為帝國的中樞，保存於古代公民的民族精神中，就會在不知不覺之中灌輸到新加入的公民身上。軍隊的重要指揮官由受過通才教育的人來充任，他們體會到法律和文學帶來的益處，經歷各種文官和武將的職務，
[351]

 依據功績逐漸向上陞遷。在帝國最初兩個世紀的歷史中，軍團之所以聽命行事，部分要歸功於他們言傳身教的影響。

當羅馬制度最後一道藩籬被卡拉卡拉踩倒，職業的隔離逐漸成為階級的區別。內部行省最有教養的公民，才夠資格充任律師和行政官員。當兵吃糧的粗活丟給邊疆的農民和蠻族，他們只知軍營而不知國家，只懂戰爭而不懂學識，當然更不瞭解民法和軍紀。他們以血腥的雙手、粗暴的習性和搏命的決心，固然有時可以保衛紫袍，但是更多時候卻顛覆了帝座。


 第七章 馬克西明即位與其暴政 元老院管轄的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發生動亂 內戰和叛變 馬克西明及其子、馬克西穆斯和巴爾比努斯以及先後三位戈爾狄安系，全部慘死 菲利普的篡位和政治手段(235—248 A.D.)


 一、概述君主政體的優劣

世界有很多種政府形式，其中以君主世襲政體最令人發噱。試想老王死後把國家當成私產，像對待一群牲口那樣傳給對人類以及對他自己還渾然無知的嬰兒。英勇的武將和賢明的大臣，放棄對帝國的天賦權利，來到皇子的搖籃前屈膝宣誓效忠，像這樣怎能不使人氣憤填膺？對於此一題目所發表的諷刺和議論，只會讓人感到迷惑而無所適從。但是我們再稍為深思，仍會贊同此種成效顯著的權宜之道，從而建立不受情緒影響的繼承大法。人民應有選舉君主的權利，這種論點雖然理想，但是極為危險，任何能夠削弱此等主張的因應措施，我們欣然表示默許。

我們要是休憩田園不問世事，很容易設計出理想的政府形式，王位要經由全體社會成員自由公平的投票，權杖交給最賢能的人。但是過往的經驗卻推翻了這種空中樓閣的想法，同時告訴我們，在一個龐大的社會中，君王的選舉永遠不可能找出最有才華的人，也不可能讓選出的人合於大多數人的意願。軍隊是一個團結的組織，有共同的情感和足夠的力量，可將本身的意志強加於其他同胞身上。軍人的特性在於有施加暴力的傾向，以及經由訓練產生的聽命於人的奴性，完全不可能成為法律制度的守衛者，也不適合擔任文官政治的保護人。公理正義、人性價值和政治智慧，對他們而言是對牛彈琴，自己不懂，也對別人有這些美德感到反感。英勇善戰贏得他們的尊敬，慷慨大方得到他們的支持，就這兩方面來說，前者是野蠻人物所具備的掠奪能力，而後者是浪費公共財產的利己行為，要是野心分子將兩者充分運用，就可以推翻政權。

一個人因優越的家世出身所得到的特權，只要獲得時間和輿論的認可，不僅被認為理所當然，而且不會引起爭端。這種得到普遍承認的權利可以消除許多紛爭，同時明確的安全感也使在位君王免除了許多殘酷的行徑，由於這種觀念已穩固建立，歐洲君主政體的溫和統治，才能在和平的環境裡代代相傳。

至於談起這種特權所產生的缺點，那就是會經常發生內戰。亞洲的專制帝王被迫殺開一條血路，才能登上父皇的寶座。然而，即使在東方，競爭的範圍通常局限於幾個皇室的成員。要是哪個走運的競爭者，用明槍暗箭剪除他的手足以後，就不會對治下的臣民有任何猜忌。但是羅馬帝國則不然，元老院的權威喪失以後，整個局面是一場混亂。行省的皇室和貴族，長久以來，被鎖拿置放於傲慢的共和國大將車駕之前，當作引導凱旋式的俘虜。古代功勳顯赫悠久綿長的羅馬家族，相繼在頂著愷撒頭銜的暴政下隕落。在位的帝王受到共和國形式的束縛，也因後代子孫的不斷失敗而受到挫折。
[352]

 因此，任何世襲繼承的觀念，完全無法在臣民心中生根，英雄不怕出身低，每個人都可以抱著「大丈夫當如是」的理想。野心勃勃的投機分子，根本不受法律和成例的約束。就是出身貧賤的人也不是毫無見識，他們同樣希望憑著勇氣和運道在軍中爬升，有朝一日時來運轉，可與柔弱萎靡不得人心的主子逐鹿天下。亞歷山大·塞維魯被弒，馬克西明登基以後，沒有一位君王可以高枕無憂安坐帝位。每一個邊疆的蠻族農人，也都想登上權勢熏天而又危險無比的寶座。


 二、馬克西明的出身與篡奪始末(222—235 A.D.)

約在發生此事的32年前，塞維魯皇帝離開東方班師回國。部隊暫停在色雷斯，舉行與軍事訓練有關的各項競賽，慶祝幼子格塔生日，當地群眾蜂擁而至瞻仰皇帝天顏。有一身強力壯的年輕蠻族，用粗俗的方言誠摯請求，允許他參加角力比賽。若羅馬士兵輸給色雷斯農夫，嚴格的訓練與紀律就會失去光彩，於是部隊派出最強壯的人，結果卻被他一口氣摔倒16名。贏得比賽雖只有微不足道的獎品，但他的勝利卻獲得從軍當兵的特許。這個興高采烈的蠻子在新兵中出人頭地，不禁大跳鄉土舞步以表欣喜之情。他發現自己獲得了皇帝的另眼相看，立即跑到他的馬前，寸步不離地追隨，在長途跋涉後仍毫無疲倦之色。塞維魯驚詫問道：「色雷斯人，跑了這麼遠的路後，你還願角力嗎？」這位未顯倦容的年輕人回答：「陛下，非常願意。」片刻工夫，他又摔倒7名軍中最強壯的士兵。他因英勇無敵和技巧過人，獲得金項圈作為獎品，並被任命為乘騎衛士，隨護在皇帝身邊。

他的名字叫馬克西明，雖生在帝國邊疆，卻是蠻族混血兒，父親是哥特人，母親是阿蘭人。他在任何場合都顯得強悍果敢且驍勇善戰，天生的野性因見過世面而漸趨溫和，從而知道如何掩飾自己的真實想法。塞維魯和其子在位時，他在軍團擔任百夫長，深受兩位皇帝賞識。前者更有知人之明，對他相當器重，使馬克西明產生感恩心，不願在殺害卡拉卡拉的兇手麾下服務。獻身軍旅所產生的榮譽感，使他拒絕接受埃拉伽巴盧斯萎靡軟弱的侮辱。等亞歷山大登基，他才重返宮廷。皇帝授予的職務使他發揮所長，逐步高昇，開始在第四軍團擔任護民官。在他負責盡職的督導下，第四軍團很快成為全軍紀律和訓練最佳的單位。士兵一致推崇他，視他為埃傑克斯和赫拉克勒斯這樣的英雄人物，他被擢升至最高軍事指揮官。
[353]

 若不是馬克西明具有太多蠻族血統，皇帝也許會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兒子。

這些施恩籠絡的手段不僅沒有贏得他的忠誠，反而激起色雷斯農夫的野心。他認為只要受到上官的節制，即使立下再大的功勳，還是得聽命運的擺佈。雖然他缺乏智慧，但為人狡猾又自私，看見皇帝失去軍隊的愛戴，便想利用士兵的不滿來抬高自己的身價。施政的對錯和為人的正邪，原本就難以區分，賢德的君王很容易受到傾軋和誹謗的陷害。軍隊樂於聽取馬克西明所派使者的言辭，說是對他們受盡恥辱還要忍耐感到極為羞愧，軍隊在這13年來，要在懦弱的敘利亞人所制定的軍紀下聽命服從，而這位膽小鬼是他母親和元老院的奴隸。他們大聲疾呼，現在是時候把無能的文官權力全部連根剷除了，要推選一位真正的軍人來作為他們的統帥和皇帝。他不但受過軍隊的訓練，也會率領他們從事戰爭，一定會恢復帝國的榮耀，也會讓大家享用帝國的財富。那時正有一支大軍集結在萊茵河畔，受皇帝的親自指揮，這些部隊剛從波斯戰場回來，就立即進軍迎戰日耳曼的蠻族。馬克西明的主要任務是負責新兵訓練，有一天(公元235年3月19日)在進入訓練場時，像是突如其來的衝動，也可能是有計劃的陰謀，大家要擁立他為皇帝。他堅決表示反對，但是被高喊的呼叫聲所淹沒，士兵要急著殺死亞歷山大·塞維魯，使得叛變成為既成事實。

亞歷山大被殺有很多說法，真相如何莫衷一是，問題是他沒有覺察到馬克西明的忘恩負義和狼子野心，所以才死於非命。

有的作家很肯定地說，他用過餐便去睡覺，第二天早上7點鐘時，他自己的一些衛兵闖進皇帝帳篷，將他殺傷多處，這位賢德的皇帝在毫無防範之下傷重身亡。
[354]

 我們還可以聽聽另一種較可能的說法，馬克西明在離御帳有幾英里路的地方，被一個人數眾多的分隊以紫袍加身擁立為帝。他認為要成功，就不能向大軍公開宣佈，而是要採取機密的手段。亞歷山大聞訊之後，還有時間向部隊呼籲，要求他們恪盡忠誠的責任，但不堅定的效忠行動因為馬克西明的出現而迅速消失。馬克西明自稱是軍人階層的好朋友和支持者，軍團在歡呼聲中推舉他為羅馬皇帝。馬梅婭的兒子受到軍隊的背叛和出賣，逃回自己的帳篷裡，以為至少已經逃過群眾的殺戮，然而接著出現一名護民官和幾位百夫長，他們就是要命的劊子手。他未能表現出大丈夫的氣概，反而又哭又叫苦苦哀求。他的不幸和無辜必然得到後世的同情，但是卻在最後時刻因貪生怕死而受人鄙視。他大聲責怪馬梅婭的驕縱和貪婪是他覆滅的主要原因，結果他的母親也隨之命喪黃泉。很多忠實的朋友也成為憤怒士兵手下的犧牲者，還有一些人受到篡奪者加諸的殘酷待遇。凡是被重用的人都遭到解職，很屈辱地被趕出宮廷和軍隊。


 三、馬克西明荼毒生靈的暴行(235—237 A.D.)

以往的暴君，像卡利古拉、尼祿、康茂德和卡拉卡拉，都是荒唐淫亂、少不更事的青年，
[355]

 在帝王之家接受教育，被帝國的驕傲、羅馬的奢華和吹捧的聲音所敗壞腐化。馬克西明跟他們不同，他的殘酷源於害怕被人輕視。他雖靠著士兵的擁護而成事，主要是弟兄們愛他，把他看成大家的化身，但他意識到自己低賤的身世、粗野的外貌及對文明生活中藝術和制度之全然無知，
[356]

 要是與亞歷山大那善良的德行相比，真是強烈的對照。他記得自己過去光景不佳之際，經常等候在傲慢的羅馬權貴門前，被狗仗人勢的奴隸拒之門外。當然他也記得那些接濟和幫助過他的朋友，但不管是得罪還是有恩於他，他們全都冒犯了他，因為他們全都知道皇帝那見不得人的出身，許多人被羅織罪名處死。馬克西明就是因為殺害對他有恩的人，使得他以蠻族家世和忘恩負義的惡名，血淋淋地存在於青史之中。
[357]



暴君天性陰鷙嗜殺，對帝國每位出身高貴和功勳顯赫的人，都起猜疑心，只要聽說有任何不穩的跡象，就毫不留情斬草除根。有一位曾任過執政官的議員名叫馬格努斯，被控是要殺害他的主謀，沒有證人和證據，也沒有審判和答辯機會，就連同4000名疑為幫兇的人員一併被處死。意大利和整個帝國到處都是密探和告發者，就算是最輕微的指控，那些治理過行省、指揮過軍隊、獲得代行執政官和凱旋式殊榮、身為最高階層的羅馬貴族，都會被綁在馬車上，遞解到皇帝面前。沒收財產、放逐異地或者立即賜死，都算是最仁慈寬大的處置。有些極為可憐的受害者被縫在被殺野獸的獸皮裡，或丟給野獸咬死，或遭亂棍打死。在3年的統治期間，他從來沒有回到羅馬和意大利，而是經常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之間轉移，他的營寨就是嚴酷的專制統治所在地。他蔑視法律和正義的原則，靠軍隊宣誓效忠的刀劍來維持統治。
[358]

 那些出身高貴、具有氣質和修養的人士，遭到排斥不准接近。羅馬皇帝的朝臣又成為古代奴隸和角鬥士的首領，他們掌握殘酷的權力，使人留下恐懼和厭惡的深刻印象。
[359]



要是馬克西明的殘酷行為只限於地位崇高的元老院議員，或者是那些想從宮廷和軍隊牟取暴利的投機分子，一般人民對於這些特權階級的受苦受難，不僅無動於衷，甚至還會幸災樂禍。但是暴君的貪斂受到士兵搜刮無饜的刺激，最後竟然開始侵犯公共財產。帝國每座城市原都有獨立的稅收，用來購買糧食供應民眾，支付各種運動和娛樂經費。在馬克西明交代之下，將全部財產沒收供國庫運用，掠奪廟宇最值錢的各種金銀祭具和飾物，神明、英雄和皇帝的雕像通通都被融化鑄成錢幣。這些觸犯天理、褻瀆神明的亂命，在執行時不可能沒有引起騷動和殺戮。很多地方的人民寧願以死來保護他們的神壇，也不願眼看他們的城市遭到戰爭的搶劫和暴行。士兵雖然可以從冒犯神祇的侵奪中得到好處，但是內心還是會有羞愧之感，無論如何冷酷施用暴力，同樣畏懼親戚朋友義正詞嚴的指責。在整個羅馬世界，憤怒的呼聲清晰可聞，要求對人民的公敵採取報復的行動。最後，因為個人的壓迫行為，和平而沒有武力的行省被迫走向反叛之路。

阿非利加的財務官
[360]

 是個為虎作倀的傢伙，以沒收充公和課處罰金來搜刮富人財產，作為皇室收入的主要來源。對於當地的富有青年，他事先設計羅織罪名，只要執行就能剝奪他們大部分世襲的產業(公元237年4月)。在此時刻，要死要活都得趕快做出決定。在他們苦苦哀求下，貪心的財務官答應對他們寬限3天。他們利用這3天的時間，拿出錢財，集合了一大批奴隸和農民，帶著棍棒和斧頭當武器。當財務官接見他們時，為首之人用藏在長袍裡的短劍刺殺財務官。群眾協力佔領提斯德魯斯小鎮，
[361]

 高舉義幟反抗羅馬皇帝統治。他們將希望寄托在人們對馬克西明的痛恨上，下定決心要與喪盡天良的暴君周旋到底。這時，他們需要一位德行可獲得羅馬人愛戴和尊敬的皇帝，而且他的權威能使行省的革命大業穩定發展。戈爾狄安以代行執政官頭銜擔任阿非利加的總督，成為他們推舉的對象，但他毫不考慮就拒絕此危險名位，流著淚請大家讓他平靜以終天年，不要使他沾染內戰的血腥以致晚節不保。但在大家脅迫下他只有接受皇帝的紫袍，何況在馬克西明殘酷的猜忌下，他已走投無路，因為根據暴君的觀點，凡受人擁戴妄想榮登大寶者非死不可，凡起了稱帝的念頭就是叛變。


 四、戈爾狄安的起義與敗亡(237 A.D.)

戈爾狄安家族是羅馬元老院最為顯赫的世家之一，父系方面是格拉古
[362]

 的後裔，母親來自圖拉真皇室，有龐大的家財可以維持貴族的排場，更能享受高雅的格調和發揮好施的德行。偉大的龐培在羅馬曾經住過的府邸，很多代以來都屬於戈爾狄安家族所有，
[363]

 宮殿裡以展示大批古代海戰勝利紀念品而聞名，也裝飾許多當代繪畫作品。他的莊園位於通往普拉內斯特的道路旁邊，以壯麗無比的大浴場、三座長達100英尺的大廳、一個宏偉的柱廊(由200根極其罕見而昂貴、四面為不同種類的大理石長柱所支撐
[364]

 )而聞名於世。公共競技活動全部由他自費舉辦，每次都有數百頭野獸和角鬥士參加
[365]

 ，似乎他的財富已超過臣民應有的程度。當然也有些官員很大方，但是只限於羅馬有數的幾次節日祭典。戈爾狄安卻不然，在擔任市政官
[366]

 時，每個月都要舉辦一次，等他當了執政官，更擴展到意大利各主要城市。他曾兩次被推舉出任這個最榮譽的職位。一次是卡拉卡拉統治的朝代，另一次是亞歷山大在位時期，那是因為他具有一種非凡的才華，能夠獲得明主的賞識，也不會引起暴君的猜忌。

在他一生悠遊的歲月當中，都能與世無爭，研究文學，平靜沐浴於羅馬的光榮之中。等他得到元老院的提名，經過亞歷山大的批准，
[367]

 以代行執政官頭銜出任阿非利加總督時，他明智地請求交出軍事指揮權，以及幾個行省的統治權。這位皇帝還在當政期間，阿非利加的人民在忠誠的代理人統治下，過著幸福的生活。等到野蠻的馬克西明篡奪帝位以後，戈爾狄安盡力減少許多他無能為力加以預防的苦難。在他逼不得已接受紫袍加身時，已經是80多歲的高齡，身為幸福的安東尼時代碩果僅存的元老重臣，在自己的行事作為中重現哲學家皇帝的美德，這些都完全展示在三十卷傳誦一時的詩集之中。

他的兒子擔任部將，隨著德高望重的前執政官到阿非利加赴任，後來也被尊為皇帝。雖然他為人並不是很清廉，性情倒像他父親那樣和藹可親，擁有22名侍妾以及6.2萬冊藏書的圖書館，由此可知他興趣之所在。而且從他留下的「作品」來看，顯然前者也像後者一樣有其實用價值，並非講究鋪張只擺場面而已。
[368]

 羅馬人民認為小戈爾狄安的長相很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更高興他的母親是安東尼的孫女。他們有著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他那潛伏在慵懶生活中的才能總有一天會復甦，於是公眾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戈爾狄安和其子把推舉皇帝的騷動平息後，就將宮廷移到迦太基，在那裡受到阿非利加人的熱烈歡迎，因為從哈德良巡視後，還未見過羅馬皇帝的威儀。但這種空洞的歡呼聲，既不能增強他們的實力，也無法維護他們的名位。基於事理和本身利益，他們必須請元老院核定，於是當地高階知名人士組成代表團前往羅馬，向元老院陳述採取此一行動的緣由及其過程，特別說明他們已經忍無可忍，最後憑借勇氣孤注一擲。新登基的皇帝寫給元老院的信非常謙恭有禮，一再表明接受皇帝的名位極其無奈，要把推選的結果和他們的命運，交給擁有最高權力的元老院來裁定。

元老院對此事毫無疑慮，也沒有異議。戈爾狄安的門第和姻親關係，使他們與羅馬的著名世家息息相關，他們用大量的財富資助依附於他們的議員，為人正直使他們獲得了許多朋友和部從，而溫和的統治方式則帶來恢復文官政府甚至共和政府的遠景。軍事暴力所造成的恐懼，起初迫使元老院不得不將亞歷山大的被殺置之不理，還要批准一個蠻族農夫被推選為皇帝，到現在發生反效果，激起維護自由和人道不受侵犯的權利。馬克西明公開表示對元老院的痛恨，而且已經無可調解。最聽話的順從尚且未能平息他的怒氣，再小心謹慎也無法消除他的猜疑，為了保障本身安全，勢必要擔負風險發起義舉，若未能成功，元老院的議員就是第一批犧牲者。除了這些要考慮的事項，可能還涉及更急迫隱秘的問題，只在執政官和行政官員的準備會議中討論，等獲得結論後，便在卡斯托神殿召開元老院全體大會，根據古代的保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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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大家提高警覺，並且不發佈敕令。

執政官敘拉努斯說道：「各位議員，兩位獲得執政官殊榮的戈爾狄安，一位是具有執政官頭銜的總督，一位是各位的將領，已在阿非利加被擁立為帝，讓我們感謝提斯德魯斯的年輕人。」他勇敢地接著說下去：

讓我們感謝迦太基忠誠的人民，他們是將我們從惡魔手中救出來的恩人。為什麼你們聽我說話的表情那樣冷淡!那樣怯懦!為什麼你們面面相覷？為什麼躊躇不決？馬克西明是人民的公敵，願他的仇恨跟著他的身體一起被消滅，願我們長期沐浴在戈爾狄安皇帝的謹慎和幸福之中，以及其子戈爾狄安二世的英勇和堅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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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官高貴的言辭驅散了元老院的暮氣，議員恢復熱情，投票一致決定，批准戈爾狄安當選。馬克西明和他的兒子及所有擁護者，被宣佈為國家公敵，凡是有勇氣和機運消滅他們的人，可得到國家最豐厚的報酬。

皇帝一直留在邊疆，禁衛軍有一支特遣隊駐守羅馬，說是保護其實是用來控制首都，統領維塔裡阿努斯效忠暴君，經常迅速執行殘酷的命令。現在先要殺死他，才能提振元老院的聲威，從危難的狀況下拯救議員的生命。在元老院的決定尚未洩露之前，他們派出一位財務官和幾位護民官去結束他的性命。他們勇敢地貫徹命令，手上拿著沾滿血跡的短劍，衝過街道向人民和士兵宣佈革命的消息。自由的熱誠得到大量的賞賜，皇帝承諾要給予金錢和土地，馬克西明的雕像被推倒，帝國的首都承認兩位戈爾狄安皇帝和元老院的權威，意大利其他地方也都聞風響應。

長久來在專制暴虐和軍隊橫行下忍辱負重的議會，現在又煥然一新產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元老院接掌政權，勇敢且鎮靜，準備以武力維護自由。在擔任過執政官的議員中，有很多因功勳和能力受到亞歷山大皇帝賞識，從中很容易選出20位具有軍事指揮才能又能征善戰的將領，然後把意大利的防禦任務交給他們。每人奉命在自己的崗位上招訓意大利青年，鞏固港口和道路的防務，阻止馬克西明隨時發起的進攻。從元老院和騎士階級選出知名人士組成代表團，派往各地會見行省總督，懇切地請求他們火速展開行動，拯救處於危難中的國家，也提醒各民族要記取自古以來與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友誼。代表團受到歡迎和尊敬，意大利和各行省表現出的支持元老院的熱情，足以證明馬克西明統治下的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以致他們對政治壓迫的恐懼，更甚於內戰的長期對峙。這種可悲情景所喚起的持續的憤怒情緒，在那種為了少數黨派領袖的利益從而引起的內戰中，確實很難見到。

正當戈爾狄安父子在各地受到愛戴之際，他們卻已離開人世(公元237年7月3日)。迦太基衰弱無力的朝廷受到威脅而告急，因毛裡塔尼亞總督卡佩裡阿努斯率領一小隊老兵和大群凶狠蠻族，迅速挺進，向一個效忠於新皇帝而無戰力的行省發起了進攻。年輕的戈爾狄安率領一些衛士和很多在迦太基的安逸生活中長大不知戰陣為何事的群眾前往應戰。但他的勇氣無補於事，他在戰場上壯烈犧牲。他那年事已高的父親，登基才36天，聽到戰敗的消息便自殺身亡。迦太基缺乏防守力量，遂開城投降，整個阿非利加又遭到暴虐搜刮，損失大量的生命和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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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元老院對抗馬克西明贏得勝利(237—238 A.D.)

戈爾狄安父子的不幸下場，使羅馬受到突如其來的恐怖打擊。元老院在協和殿召開會議，假裝處理日常事務，大家的心情都極為焦慮，好像不敢面對自己和國家的危險。一時之間，冷漠和驚愕籠罩整個會場，直到一位與圖拉真同名同族的議員，驚醒了同僚麻木的心靈。他非常誠摯地告訴大家。如果再拖拖拉拉不做決斷，那就沒有時間來建立元老院的武裝力量了。馬克西明的天性乖戾而且怒氣填膺，正率領帝國的軍隊向著意大利前進。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若不是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就是因反叛失敗被制服後受到拷打屈辱而亡。他繼續往下說：

我們已經失去兩位傑出的皇帝，除非我們自暴自棄，共和國並未隨著戈爾狄安的滅亡而喪失希望，很多議員無論在德行還是才幹上，都可以擔起帝國的重責大任。讓我們再選兩位皇帝，一位進行戰爭對抗人民的公敵，另一位坐鎮羅馬指導文官政府。我非常樂意冒著令人嫉妒的危險來提名，請大家投票支持馬克西穆斯和巴爾比努斯，各位議員們，請支持我的提名。如不贊同，為了有利於帝國，請另選高明。

大家的憂慮制止了嫉妒的竊竊私語，候選人的功勳也獲得一致承認，元老院大廳響起一片歡呼：「馬克西穆斯和巴爾比努斯皇帝萬歲!願元老院的裁決賜福於你們，願你們的施政賜福於整個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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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的德行和聲譽證明羅馬人的前途大有希望，各自的才能都適合所負責的和平與戰爭部門，相互之間沒有猜忌也無須競爭。巴爾比努斯是位廣受欽佩的演說家、名聲卓著的詩人和聰明睿智的行政官員，以廉潔公正治理帝國所有的內部行省，博得大家一致的好評。他出身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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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道富裕，行為舉止非常慷慨大方而且和藹可親，雖然喜歡享受但不會損害到個人的尊嚴，也不會因安逸而喪失處理事務的能力。馬克西穆斯為人比較粗魯，憑著個人的勇氣和才幹，以平民出身而能躍升軍國要職，戰勝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他在擔任郡守時生活嚴肅規律，執法大公無私，贏得人民的尊敬，但是相較之下，人民更愛戴和藹的巴爾比努斯。這兩位同僚都當過執政官(巴爾比努斯兩度榮任此職)，列名元老院20名將領之內，一位是60歲，而另一位是7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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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齡和閱歷上都已達成熟圓通之境。

元老院同等授予馬克西穆斯和巴爾比努斯執政官和護民官的權力、國父的頭銜以及最高祭司的職掌之後，他們便登上卡皮托神廟向羅馬的保護神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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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嚴的祭祀儀式被人民的騷動所干擾。毫無紀律的群眾不愛剛直嚴肅的馬克西穆斯，也不怕溫和仁慈的巴爾比努斯，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把整個神廟團團圍住。他們固執地喊叫，意圖維護與生俱來選舉君王的權利，提出的要求倒是比較溫和，那就是除了元老院選出的兩位皇帝以外，還要從戈爾狄安家族中增加一位，以感激為共和國殉難的兩位皇帝。馬克西穆斯和巴爾比努斯率領衛士和騎兵，企圖從騷動的人群中開出一條通路，武裝著棍棒和石塊的群眾又將他們趕回卡皮托神廟。不論結果如何，最好還是讓步，否則就會兩敗俱傷。一個年僅13歲的男孩，他是老戈爾狄安的孫子，也是小戈爾狄安的侄兒，在民眾的注視下，公開獲得愷撒的裝飾和頭銜，一場騷動在相互忍讓之下終於平息。這兩位皇帝在羅馬很平靜地得到大家的承認，準備對抗公敵保衛意大利。

羅馬和阿非利加的起義相繼發生，快速得令人簡直難以置信，馬克西明心中的憤怒之情溢於言表。據說他聽到戈爾狄安舉兵的消息，以及元老院發佈懲處的敕令，已經不是像常人那樣發脾氣，根本就是野獸在大聲咆哮。他對遙遠的元老院無可奈何，就在他的兒子、朋友和旁邊這些人的身上發洩。戈爾狄安去世的消息固然令他放心不少，接著得知元老院下定決心，放棄所有寬恕和調解的希望，並且推舉兩位在功勳上為他所深悉的皇帝，這時唯一能令馬克西明平息內心的事，就是大起刀兵來報仇雪恨。亞歷山大抽調帝國各地的軍團，集結在此處形成戰力強大的部隊。征討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三場戰役獲得勝利，使得他們的聲譽蒸蒸日上，證實了他們軍紀的嚴明，同時通過在蠻族中挑選年輕精英的方式，來補充軍團的人數。馬克西明將其一生獻身於軍旅，為秉持史實的公正，對這樣一位英勇善戰的軍人和才能卓越的將領，也不可一味抹殺其所建立的功勳。

唯其如此，我們料想有此種性格的皇帝，絕不容許叛變因拖延時日而做大，必定立即從多瑙河發兵，迅速進軍台伯河。他的常勝軍為元老院的蔑視所激怒，急於奪取意大利的戰利品，意欲以烈火燎原之勢輕易打勝這場有利可圖的征戰。就我們相信的那個時代並不翔實的編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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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有幾次對外的戰爭正在進行，使得回師意大利的行動拖延到第二年的春天。從馬克西明審慎的舉止和作為，可以得知其傳聞的蠻橫個性和形象，是政敵書於筆墨的誹謗之辭。雖然他心情急躁但還是保持著很理智的考量，而且這個蠻子有著蘇拉一般的氣度，在制服羅馬的仇敵之前不允許自己報私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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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西明的部隊以壯盛軍容進發，抵達尤里安·阿爾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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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山腳，見到意大利邊境的寂靜和荒蕪，無不大感驚愕。在他們大軍接近時，居民放棄村莊和城鎮，牛群被趕走，糧食不是搬走就是損毀，橋樑受到破壞，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供入侵部隊居住或維生。這是元老院的將領非常明智的做法，他們計劃打消耗戰，用饑饉來慢慢削弱馬克西明的兵員，再迫使他圍攻意大利的主要城市，消耗他的戰力。這些城市從堅壁清野的地區，搜集儲備了大批人馬和充足的糧秣。阿奎萊亞成為抵抗侵略者第一擊的城市，在亞得裡亞海灣盡頭出海的河流，因為冬雪融化而水勢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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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阻擋馬克西明大軍的天險。最後，他們花很大的力氣製作了很多大木桶，將這些木桶接合起來構成橋樑。全軍渡河到達對岸，將阿奎萊亞附近美麗的葡萄園全部連根剷除，拆毀郊區的房屋和建築，用取下的木料製造投射機具和大型塔台，然後從四面八方攻擊城市。年久失修的城牆倒塌，但因處理得宜迅速修復。阿奎萊亞最堅強的防禦在於市民的齊心協力，各階層的人員處於極端危險之中，知道暴君的殘酷不仁，毫無驚慌之感，反而激起高昂的鬥志。元老院20名將領中的克裡斯皮努斯和門諾菲盧斯，率領一小部正規軍進入被圍的城市，全體市民在他們的支持和指導下，更是勇氣百倍。馬克西明的軍隊在不斷的攻擊中被擊退，攻城機具被對方派人縱火燒燬。阿奎萊亞人抱著滿腔熱血的犧牲精神，相信保護神貝列努斯會親自披掛上陣，庇護在苦難中的信徒，這就更激起他們必勝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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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西穆斯皇帝一直進軍到達拉文納，要鞏固這個重要的據點，加速軍事準備工作，看清當前需要面對的情況，用理智和策略來指導戰爭的進行。他深知一座城鎮無法抵擋大軍的持續攻堅，更擔憂敵人一旦厭煩阿奎萊亞的頑抗，突然放棄無用的圍攻，直接進軍羅馬。帝國的命運和人民的自由就要靠兩軍在野戰中決定勝負。什麼樣的軍隊才能與萊茵河和多瑙河久經戰陣的軍團抗衡？現在有一些部隊，是由從意大利徵召的慷慨激昂卻氣力軟弱的青年所編成的，加上若干日耳曼協防軍，他們的穩定性還有待時間的考驗，要是依靠他們一定會產生危險。正在憂慮這些問題時，馬克西明的內部卻爆發了一起陰謀，結束了暴君罪惡的生命，使羅馬和元老院解除了一場浩劫。要是這個憤怒的蠻子獲勝的話，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阿奎萊亞的人民在圍城中沒有吃到多大的苦頭，他們的糧食存量很充足，在城牆裡有幾道清泉，可以供應取用不盡的飲水。馬克西明的士兵卻完全不是那回事，他們飽嘗日曬雨淋、病疫流行和飢餓難挨之苦，眼見田園被毀，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失望和不滿的情緒瀰漫軍中。當時所有的情報也都被切斷，以為整個帝國都支持元老院，他們要在阿奎萊亞無法攻破的城牆下犧牲送死。暴君凶狠的脾氣因攻城的困頓而經常發作，歸咎於軍隊的怯懦。他那任性而為的殘酷行為，現在非但無人畏懼，反而引起痛恨和報復。有一隊禁衛軍因妻兒留在阿爾巴軍營中，這個軍營就在羅馬附近，他們擔心家人會因元老院的判決而受到株連。於是馬克西明為衛士所叛，連帶他的兒子(共享皇帝的名號)和幫兇亞魯利努斯統領，一同在中軍大帳被殺(公元23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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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頭被插在矛尖上使阿奎萊亞人相信圍城已經結束，於是打開城門，慷慨的市集供應馬克西明飢餓的軍隊。他們全軍參加對元老院、羅馬人民以及合法皇帝馬克西穆斯和巴爾比努斯的效忠宣誓。這就是一個充滿獸性的野蠻人必然的下場，一般公認他缺乏一個文明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人應有的情操。但是他的軀體正好配得上他的心靈，身材超過8英尺，力量之強和食量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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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令人難以相信。要是生在一個未開化的時代，詩歌和傳說必然把他描述成惡魔一樣的巨人，超自然的力量會給人類帶來毀滅。


 六、禁衛軍在羅馬殺害兩位皇帝(238 A.D.)

暴君滅亡，羅馬世界的歡欣實在難以用筆墨形容。據說消息在4天內從阿奎萊亞傳到羅馬，馬克西穆斯的班師回朝等於是一場勝利遊行。他的同僚和年輕的戈爾狄安出城迎接，3位皇帝並肩進入首都，意大利各城市的使者隨行，用感激和豐盛的祭品來向他們致敬。他們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真誠的歡呼，使大家相信黃金時代必然隨著黑鐵時代來臨。
[383]

 兩位皇帝的作為亦不負眾望，他們親自主持法庭審判，一位的嚴厲與另一位的仁慈形成互補。馬克西明加在遺產和繼承的重稅，即使未完全取消也獲得減輕，並恢復對軍紀的要求。在元老院勸說下，帝國的大臣制定了許多合理可行的法律，想要在軍事獨裁的廢墟上恢復文官體制。馬克西穆斯私下以很輕鬆的口氣問道：「我們將羅馬從惡魔的手裡解救出來，希望能得到什麼報酬？」巴爾比努斯毫不遲疑地回答道：「元老院、人民和所有人類的敬愛。」他那頗有見地的同僚說道：「哎呀!我怕軍人會不高興，還有就是他們的憤怒不滿，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他的憂慮正好被後來發生的事件所證實。

就在馬克西穆斯準備保衛意大利、對抗公敵時，留在羅馬的巴爾比努斯忙著處理內部的不和以及流血的場面。元老院籠罩著疑懼和猜忌的氣氛，即使在集會的神殿，每位議員不是公開攜帶武器，就是將武器暗藏在衣服裡。有次正在討論議案時，有兩位資深的禁衛軍衛士，不知道是出於好奇還是惡意的動機，無禮地闖入元老院，順著台階直上勝利女神祭壇。執政官加利卡努斯和禁衛軍議員梅西納斯看見這種傲慢的行為不禁大怒，拔出劍來把兩人當成間諜殺死在神壇下，然後跑到元老院門口，未經深思熟慮就鼓動群眾去殺害禁衛軍，說他們是暴君的支持者。有些禁衛軍逃過群眾的憤恨，跑進軍營來尋求庇護，利用防衛優勢抵擋群眾不斷的攻擊，而且還獲得大幫角鬥士的幫助，這些人原來都是有錢貴族的財產。內戰持續很多天，雙方損失慘重，全市一片混亂。當給軍營供應飲水的水管破裂時，禁衛軍的處境就急轉直下，逼迫他們做困獸之鬥，衝進城市燒燬很多房屋，殺得街道上灑滿居民的鮮血。巴爾比努斯皇帝企圖調解羅馬各派系之間的鬥爭，所下的詔書沒有發揮作用，休戰協定也不可靠，敵對行為暫時停息一會兒，但很快再度爆發，且變得更為激烈。軍人討厭元老院和人民，輕視軟弱的皇帝，認為他沒有氣魄也無權力來要求臣民服從。

暴君逝世以後，留下實力強大的軍隊，受到形勢所逼別無選擇，只好承認馬克西穆斯的權威。他馬不停蹄抵達阿奎萊亞前的軍營，接受全軍的效忠宣誓以後，就以充滿感情的語氣向他們發表演說。他並非譴責軍隊沒有服從政府的命令，而是感歎這個混亂時代所造成的悲劇，特別向士兵提出保證，在他們過去的行為中，元老院只記得一件事，那就是他們鄙棄暴君，負起自己應盡的責任。馬克西穆斯以一大筆犒賞來加強規勸的效果，舉行莊嚴的贖罪祭典來淨化軍營的戾氣，隨即解散軍團，讓他們回到各自的行省。正如他所盼望的那樣，士兵表達出感激和服從的情緒。但是禁衛軍的驕縱心理卻無法消除，他們在那光榮的日子隨著皇帝進入羅馬，但是等到聽見群眾的歡呼聲時，就露出陰鬱失望的面容，因為他們自認是凱旋式的主角，而不只是伴隨在旁的配角。當全體成員都進駐禁衛軍大營以後，那些追隨馬克西明的衛隊，還有留守羅馬的人員，在暗地裡相互埋怨而且感到憂慮，軍隊擁立的皇帝很可恥地遭到覆亡，元老院選出的人選高踞帝國的寶座。
[384]

 文官系統和軍事集團的爭權造成長久的不和，現在因這場戰爭而分出勝負，文官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軍人必須學著服從元老院的新規定。不論文雅的議會表面上裝得多仁慈，軍隊害怕元老院用整飭軍紀和伸張正義作借口，進行緩慢而無情的報復行動。不過，命運仍然操持在自己手中，要是他們有勇氣，就可以對缺乏實力的共和國虛張聲勢的威脅嗤之以鼻，很容易讓世人知道，誰掌握武力誰就是這個國家把持實權的主人。

當初元老院推選兩位皇帝，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為應付內外各種危機，骨子裡還是希望藉著最高長官的分權，無從產生專制政體。
[385]

 此一策略果然奏效，但對皇帝和元老院極為不利，權力上的衝突因個性上的差異而爆發。馬克西穆斯鄙視巴爾比努斯是專事奢華的貴族，反過來他的同僚也譏諷他不過是出身低賤的武夫。他們的不和大家心裡有數，再也無法團結起來採取嚴厲的預防措施，來對付在禁衛軍大營裡面的共同敵人。就在全城參加卡皮托競技比賽時，兩位皇帝單獨留在宮內(公元238年7月15日)，突然聽到消息，說是有一隊不怕死的兇徒快要來到，因為二人的寢宮相離甚遠，相互不知對方的情況和意圖，也就無法給予援助，在指責和爭辯中浪費寶貴的時光，一直到禁衛軍的士兵衝進來才結束徒然無益的爭論。士兵們抓到「元老院的皇帝」，這是他們對皇帝惡意而藐視的稱呼，接著就剝去皇帝的袍服，意氣風發地把他們拖過羅馬的街道，本想將這兩個命運多舛的皇帝凌遲處死，又恐忠誠的日耳曼皇家衛隊前來救援，於是很快結束他們的生命，留下渾身是傷的屍體，任憑群眾給予憐憫或羞辱。


 七、戈爾狄安三世的登基與被害(238—244 A.D.)

在短短幾個月內，6位皇帝死於劍下，已接受愷撒頭銜的戈爾狄安，是軍方認為唯一適合補位為帝的人。他們將他帶到營區，同聲尊為奧古斯都和皇帝。他的名字讓元老院和人民聽來感到很親切，幼小的年齡使得軍隊有很長時期能為所欲為，毫無顧忌。羅馬和行省都聽從禁衛軍的選擇，不惜放棄自由和尊嚴，以避免共和國首都又重新發生內戰。
[386]



因為戈爾狄安三世死時年僅19歲，他一生的歷史我們知道得不多，有些記載了他受教育的狀況，還有一些是大臣的施政作為。其中還包括了大臣如何濫用或是引導他的行為，這是單純而無經驗的年輕皇帝必然遭遇的狀況。他登基以後，就落到他母親身邊的一群豎閹手裡，這批東方來的蠹蟲，自從埃拉伽巴盧斯臨朝，就開始擾亂宮廷。因為這批小人狡詐的陰謀，在無知的皇帝和受苦的臣民之間，張起一道無法穿透的厚幕。秉性賢良的戈爾狄安受到蒙騙，帝國的官職公開賣給無能之輩，他竟渾然不知。我們不知道發生何種可喜的意外事件，使皇帝能夠逃脫這批無恥奴隸的掌握，全權信任一位大臣，除了帝國的榮譽和人民的幸福，這位大臣那明智的建言無任何目的。

似乎是親情和學識使米西特修斯得到戈爾狄安的重用(240 A.D.)，因為他是年輕皇帝的修辭學老師，而且皇帝又娶他的女兒為妻，就提升岳父出任首席大臣。兩封相互來往極為感人的書信流傳至今，大臣基於嚴正立場，恭賀戈爾狄安能夠脫離暴虐的豎閹，
[387]

 特別提到要避開他們的影響是何等重要。皇帝也以和藹惶恐的態度，承認過去的行為犯了很多錯誤，用非常惋惜的語氣感歎朝臣不斷盡力隱瞞事情真相，君主何其難為。

米西特修斯一生研究學問，並未服務軍旅，但這位偉大人物多才多藝，當他出任禁衛軍統領時，執行軍事任務極為果敢而決斷。波斯人入侵美索不達米亞(242 A.D.)，威脅安條克的安全。年輕的皇帝在岳父規勸下，離開羅馬奢華的生活，親自率軍東征。這也是歷史上記載最後一次打開雅努斯神殿的大門。
[388]

 等他帶領一支大軍抵達時，波斯人不得不將守備部隊撤離佔領的城市，從幼發拉底河退到底格里斯河。戈爾狄安以喜悅的心情向元老院宣佈出師告捷，顯露出適當的謙虛和感激，將功勞歸於身為統領的岳父所表現出的才能和智慧上。在遠征期間，米西特修斯注重軍隊的安全和紀律，軍營維持正常而充分的供應，在所有邊疆城市設置倉庫，儲存大量的醋、燻肉、草料和麥類，防止軍士因積怨而產生暴動的危險。
[389]

 但戈爾狄安的大業，卻隨著米西特修斯的死亡而付諸東流。他死於痢疾，極可能是中毒而亡。菲利普接替擔任統領(243 A.D.)，他是個阿拉伯人，早年以搶劫為業，能從卑賤的地位躍居帝國最高官職，證明他是位勇敢又有才幹的領導者，但他的勇敢慫恿他覬覦帝座，他的才幹並非用來服務君王而是圖謀取而代之。他在軍中進行各種陰謀活動，故意使得供應短缺激怒士兵，將造成的災難歸咎於皇帝的年輕和無能。若想要追查殺害戈爾狄安的陰謀，以及公開叛變的連續步驟，已經超出我們的能力。鄰近幼發拉底河和阿博拉斯河匯合之處，在皇帝被殺(公元244年3月)的地點
[390]

 建立了紀念墓碑。
[391]

 走運的菲利普被軍隊擁立為帝，
[392]

 元老院和行省立即表示贊同。


 八、軍隊擁立的風氣與菲利普稱帝(244—248 A.D.)

我們這個時代有一位知名的作家，研究羅馬帝國的軍事政府，他的看法有的地方雖然天馬行空，但是論點相當精闢，特此抄錄如下：

3世紀的羅馬帝國，充其量只是一個非正統的共和國而已。很像阿爾及爾
[393]

 的貴族政體
[394]

 ，民兵擁有主權，可以對稱為德伊的行政官員進行任免。軍事政府在某些方面，或許更近於共和政體而不是君主政體。但也不是說，軍人靠著抗命和叛變，才有資格參加政府。皇帝對軍隊所講的話，就好像以前的執政官和護民官向人民所宣佈的事項，難道不是屬於同樣的性質嗎？儘管軍隊沒有議會的形式和集會的地點，儘管他們的辯論很簡短，行動很突然，決定也不是冷靜考慮的結果，難道他們還不是一樣用專制統治主宰共和國的命運嗎？皇帝是什麼？不過是軍方為了私人利益，推選凶暴政府的代理人而已!

當軍隊擁立菲利普時，他正是戈爾狄安三世的禁衛軍統領。戈爾狄安向軍隊要求讓他成為唯一的皇帝，無法獲得同意；戈爾狄安請求讓他與菲利普均分權力，軍隊根本不聽他的話；戈爾狄安同意貶到愷撒的位階，這個善意被認為毫無必要；戈爾狄安希望至少能被任命為禁衛軍統領，懇求仍遭到拒絕。最後，只有請軍方饒他一命。軍隊在這審判的過程中，行使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根據史學家的說法，孟德斯鳩曾引用這段有疑問的敘述。菲利普在整個事件處理過程中，一直保持沉默，願讓無辜的恩主倖免一死，直到他想起戈爾狄安遭受的冤屈必然在羅馬世界激起同情，遂不顧皇帝的懇求哀號，下令剝去他的紫色袍服，立即處死。不久，這慘無人道的判決
[395]

 就得到了執行。

菲利普從東方回到羅馬，急欲抹去犯罪的回憶，爭取人民的好感，於是用最鋪張壯觀的方式來慶祝百年祭(公元248年4月21日)。
[396]

 自從奧古斯都恢復舉辦這以往的盛會以來，歷經克勞狄、圖密善和塞維魯，這已經是第五次，從羅馬奠基算起來是整整的1000年。百年祭的各種典禮活動，用深遠莊嚴的敬意，藉著妥善的安排以激發崇高的信仰心理。兩次節慶之間相隔很久的時日，
[397]

 超過人一生的壽命，沒有人曾經參加過兩次，更無人敢吹這個牛皮。神秘的祭祀典禮在台伯河畔接連舉行三個夜晚，戰神廣場到處歌舞昇平，火炬燈籠徹夜通明，奴隸和外鄉人不准參加國家大典。一個由出身貴族家庭、雙親健在的27位青年，以及同樣數目的處女所組成的合唱團，祈求慈悲的神明保佑活著的人，為下一代帶來希望，唱出宗教的詩歌，體驗古老的神諭，使羅馬人民能夠保有他們的德行、幸福和帝國。
[398]

 菲利普的展示和娛樂之華麗壯觀，使民眾目眩神迷，虔誠的信徒全神貫注在宗教的儀式上，少數有見解的人，在他們焦急的心裡，反覆思索著帝國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命運。

自從羅慕路斯帶領一小撮牧羊人和亡命之徒，在台伯河附近佔山為寨以來，10個世紀倏忽之間已成過去。
[399]

 最初4個世紀，羅馬人胼手胝足獲得了戰爭和施政的經驗。他們嚴格運用這些規範，加以上天的垂愛，在接下來的3個世紀裡，擊敗四面的敵人，統治歐、亞、非許多專制王國。到最後的300年，則消耗在表面的繁榮和內部的腐化之中。羅馬現在成了軍人、行政官吏和立法者的國家，這些人來自羅馬的35個部族，共同融會成人類的共同集團，裡面混雜著數以百萬計的奴隸和省民，他們有羅馬人的名字卻沒有羅馬人的精神。一支傭兵，征自邊疆的居民和蠻族，系唯一保持獨立和濫用獨立的人。在他們動亂不安的選擇下，敘利亞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相繼登上羅馬的王座，被賦予統治西庇阿征服地區和西庇阿自己家鄉的專制權力。

羅馬帝國的疆域仍然是從大西洋到底格里斯河，從阿特拉斯山到萊茵河和多瑙河。從世俗的眼光看來，菲利普是一位比哈德良或奧古斯都擁有更大權力的君主。雖然羅馬看上去與過去沒有什麼不同，但令人精神昂揚的進取心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人民的積極性受到暴政的壓迫而變得灰心喪志，軍團的紀律在各種德行消失之後，獨自支持起了國家的宏圖大業，卻因皇帝的野心而腐化，或因皇帝的懦弱而廢弛。邊疆地區實力衰弱，專恃防禦工事，日積月累逐漸腐爛崩塌，大部分的行省成為蠻族逐鹿之場，不久他們便發現羅馬帝國已步入沒落之途。


 第八章 阿爾達希爾重建王朝後波斯帝國之狀況(165—240 A.D.)


 一、阿爾達希爾推翻帕提亞人建立薩珊王朝(165—226 A.D.)

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經常加入一些有趣的插曲，其中提到日耳曼人和帕提亞人的國內狀況。他這樣做，主要是讓讀者在歷經這麼多罪惡和災難的場面後，能放鬆心情。從奧古斯都臨朝到亞歷山大·塞維魯時代為止，羅馬的仇敵是暴君和軍人，他們就在帝國的心腹之地。羅馬的國勢已臻極點，對發生在遠隔萊茵河和幼發拉底河之外的變革，並無多大興趣。當軍隊毫無忌憚推倒皇帝權勢、元老院敕令甚至軍營紀律時，長久以來盤旋流竄在北部和東部邊疆的蠻族，竟敢放膽攻擊這衰落帝國的行省。零星的叩邊變成大舉的入侵，給雙方都帶來很大的災難。經過很長時期互有輸贏的爭鬥後，許多獲勝的蠻族將整個部落遷進羅馬帝國的行省。要想弄清楚這些歷史大事，就得對那些替漢尼拔和米特拉達梯報了一箭之仇的國家的特性、武力和意願，事先做一些瞭解。

在遠古時期，歐洲覆蓋著濃密的森林，只有少數四處漂泊的野蠻人藏身其間。亞細亞的居民聚集成為人口眾多的城市，受到幅員遼闊的帝國管轄，是工藝生產、奢華生活和極權專制的中心。亞述人統治著東方世界，
[400]

 直到尼努斯和塞米拉米斯的權杖
[401]

 從懦弱無能的繼承人手中失去為止。米底人和巴比倫人接著均分亞述人的權勢，然而他們也被波斯人的王國吞併。這時波斯的武力已不限於亞細亞的狹小範圍內，據說居魯士的後裔薛西斯，統率200萬人馬侵入希臘。
[402]

 菲利普之子亞歷山大受榮譽心驅使，要為希臘復仇雪恥，只用3萬士兵就征服了波斯。
[403]

 塞琉古家族篡奪馬其頓對東方的統治權，不久後又得而復失。大約在此時，他們簽訂一紙喪權辱國的條約，把托羅斯山西邊的地方割讓給羅馬，
[404]

 接著被帕提亞人從上亞細亞的各行省驅走，這批遊牧民族是西徐亞人的後代。
[405]

 帕提亞人的軍隊無可匹敵，從印度開始橫掃至敘利亞邊界，最後自食其果，被阿德夏爾或稱阿爾達希爾所滅亡。新建立的薩珊王朝統治波斯，直到阿拉伯人入侵為止。這些巨大變革所產生的嚴重影響力，羅馬人不久後就有深刻的體驗，這件事發生在亞歷山大·塞維魯臨朝的第四年，也就是226年。
[406]



阿爾達希爾在軍旅生涯獲得極高的聲望，也是帕提亞人最後一位國王阿爾塔班的部將。他建立了莫大的功勳，對王室形成威脅，因此遭到放逐的處分繼而舉兵叛變。他出身清寒，敵人對這一點橫加污蔑，同樣也使支持者大為讚賞。要是我們相信前者的譭謗，他就是一個制革匠妻子和一個士兵婚外情的結晶。
[407]

 而支持者認為他是古代波斯國王的旁系後裔，雖然時間和不幸的遭遇，使他的祖先逐漸淪落為庶民。身為皇室的胤嗣，他要維護自己統治國家的權力；而且波斯人從大流士逝世以後，
[408]

 500年來在高壓下痛苦呻吟，他要將解救人民當作最高貴的任務來接受挑戰。他在三次重大的戰役中擊敗帕提亞人，阿爾塔班國王在最後一次會戰中被殺，整個國家的士氣從此一蹶不振。

阿爾達希爾的權力和地位，由在呼羅珊的巴爾奇召開大會，獲得莊嚴的承認。阿薩息斯王室兩個旁支帝系，混雜在投降的行省總督當中。第三支帝系只想到過去的權位，並沒有考慮當前大勢已去，因而帶領眾多的屬下隊伍，企圖回到他們的親戚亞美尼亞國王的領地。這支兵力不多的逃亡部隊，全部被機警的征服者所截斷，於是前任國王的雙層冠冕和「萬王之王」的頭銜，
[409]

 全部被大膽的勝利者所享用。但是這些名聲顯赫的頭銜，無法滿足波斯人的虛榮，反而提醒他要善盡職責，激起萬丈雄心，恢復居魯士時代帝國和宗教的卓越成就。


 二、波斯祆教的教義及其重大影響(165—240 A.D.)

波斯受到馬其頓人和帕提亞人長期高壓奴役，歐洲和亞洲國家之間，相互傳入對方的宗教，但也敗壞了彼此的信仰。阿薩息斯國王採用祅教祭司的宗教儀式，裡面混雜著外地的偶像崇拜，使得教義受到玷污和羞辱。波斯古代先知和哲學家瑣羅亞斯德
[410]

 在東方世界仍受到尊敬。但《阿維斯陀聖書》
[411]

 裡陳腐而神秘的經文，竟引起70個宗派的爭論。他們用各種方式解釋宗教的基本原則，但都被一群不信神的人所嘲笑，這些人拒絕相信先知的天命和奇跡。虔誠的阿爾達希爾從國內各地召來祭司，成立大會做出決議，以鎮壓偶像崇拜者，駁斥不信神者，重新團結分立的宗派。

這些祭司長久以來，感歎於默默無聞和遭人輕視，於是極為高興地接受了會議的邀請，在指定的日子裡前來參加，人數竟有8萬人。可想而知，在這樣吵鬧的大會上進行各項討論，既無法接受權威的理性指導，也不可能反映政策的正面作用。波斯宗教會議經過連續運作，人數減少到4萬人，接著是4000人、400人、40人，最後剩下7位祆教祭司。他們的學問和虔誠最受人尊敬，其中有一位年輕而地位崇高的修道院院長，名叫埃爾達維拉夫，從弟子手中接過三杯可令人沉睡的美酒，一飲而盡，頓時人事不知。等他睡醒後，就向國王和信徒述說天國的見聞，以及上帝與他親切的談話。這種超自然的顯靈平息了所有的懷疑，瑣羅亞斯德受崇信的條文，為權威所肯定而更為精確。

對這著名的宗教體系做一番簡短的描述，會讓人瞭解整個歷史背景，不僅凸顯波斯民族的特性，也說明不論是平時或戰時，他們與羅馬帝國都有好些重要事務需要處理。
[412]



祆教體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則，在於「善」與「惡」兩種對立的力量。東方哲學不智地企圖將精神良知和身體罪惡的存在與仁慈造物主和世界統治者的位格相互調和歸於一致。瑣羅亞斯德的著作《時間之無限》所說的最初與開始之本原，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宇宙因此而存在」或「宇宙由此而存在」。必須承認這些無限的物質是形而上的抽像概念，並非賦予實體的自我意識，也不必擁有道德的完美性，隨著無限時間進行隨機或有意的運作，倒是與希臘人的混沌觀念非常近似。宇宙有兩個基本原則，萬物從中源源而出永無止境。阿胡拉的「善」和阿里曼的「惡」各擁有創造力，展示出不變的性質和不同的目的，善的原則恆久被光明所吸收，惡的原則恆久被黑暗所埋葬。明智仁慈的阿胡拉賦予人類行善的能力，提供享受快樂的美好場所，光明護佑著世界，維持著星球轉動、四季運行、風雨調和。但怨毒的阿里曼找阿胡拉的麻煩，換句話說，破壞他所發揮的和諧作用。自從黑暗闖入光明的天地，善和惡最微小的質點便糾纏在一起，相互發生影響，使得好樹結下最毒的果子，用洪水、地震和大火來證明大自然的衝突，人類的小世界受到罪惡災難的打擊。正當其他人類被猙獰的阿里曼用鎖鏈所俘獲時，只有虔誠的波斯人崇拜他們的保護人阿胡拉，在光明的旗幟下作戰，深信當末日來臨他們必然會享有勝利的榮光。在那決戰的時刻，至善的光明智慧使阿胡拉的力量，勝於對手的狂暴怨毒。阿里曼和他的追隨者失去作戰能力而被制服，沉入他們原本的黑暗中，光明的德行維持宇宙永恆的寧靜與和諧。
[413]



瑣羅亞斯德的神學理論，在外人看來固然奧秘晦澀，就是在數量龐大的門徒眼中又何嘗不是如此。但是觀察家只要稍加注意，就會發現波斯宗教崇拜的那種極富哲理的簡明純真，真是令人大為驚撼。希羅多德說道：

那個民族拒絕一切的廟宇、祭壇和神像。知道有些民族憑著想像以為神明源於人性，而且與人發生密切的關係，他們就會嘲笑這些人何其愚蠢。他們在高山的山頂進行祭祀，崇拜儀式的關鍵在於聖歌和祈禱，向位於穹蒼的最高主宰呈獻他們的訴求。
[414]



然而，就在那個時候有一位多神論者基於他的真知，指責他們還不是一樣地崇拜地、水、火、風、日和月。但是每個時代的波斯人，都否認這種污穢的說法，試圖解釋令人起疑的行為，並且盡可能加以掩飾。最基本的元素，尤其是稱為密特拉
[415]

 的火、光和太陽，是他們崇拜尊敬的對象，因為他們將密特拉視為神明和造物最純潔的象徵，也是最高貴的賜予和具有無上權威的使者。

每一種宗教都對人心產生深遠的影響，無須用任何理由就能虔誠地接受皈依，這樣可以訓練出信徒的服從心；經由諄諄教誨的道德責任來啟發信徒的心靈，這樣就能贏得信徒的敬畏感。瑣羅亞斯德的宗教在這兩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虔誠的波斯人在青春期，就被授予一條由個人保管得非常私密的腰帶，這是神明保護的標記。從那時開始，人一生的行為無論鉅細，都經由跪拜頂禮或高聲喊叫的祈禱方式，向神明呈獻至高的崇敬。在任何情況下，要是忽略這種非常特殊的祈禱，就是一項重大的罪惡，不亞於違反道德責任。像是正義、仁慈和慷慨這些道德責任，瑣羅亞斯德的門徒也要盡力遵守。他們希望逃脫阿里曼的迫害，與阿胡拉生活在永恆的幸福之中，這種福分與德行和虔誠適成正比。
[416]



在很多著名的實例中，瑣羅亞斯德不用先知身份，而以立法者的面目出現，對個人和公眾的快樂生活，衷心表達出人道關懷，這極為難得，因過分迷信就會產生奴性。一般人認為齋戒和獨身，可獲得神明恩寵，他痛心疾首地加以譴責，認為拒絕上天給予的最大的恩賜就是犯罪行為。祆教的聖人也要結婚生子，一樣要種植有用植物，撲滅有害動物，引水灌溉波斯乾燥的土地，從事所有農業勞動，使自己免於挨餓。我們可從《阿維斯陀聖書》引用對我們有深刻啟示且極富哲理的箴言：「全心全力播種耕作的人，所得到的救贖，比一萬年不停的祈禱要來得多。」每年春天要舉辦節日慶典，表示人類生而平等的觀念。原來高高在上的波斯國王，要捨棄人間的榮華使自己更為偉大，與他的臣民不分貴賤，很自在地混雜在一起。農夫在那天允許與國王及總督同桌用餐，君主接受他們的請願，垂詢百姓疾苦，以最平等的話語和他們交談。他常用這樣的詞句(聽起來是官樣文章，但至少是句實話)：「你們辛勞工作維持我們生存，我們也在提高警覺來保護大家安寧，基於相互需要，讓我們像兄弟般和衷共濟地生活在一起。」在一個富庶而專制的帝國，如此的慶祝儀式，必然變成應付性質的戲劇化表演，對皇家的聽眾來說這只是一出喜劇，但有時也會對年輕儲君的心靈產生示範作用。

若瑣羅亞斯德所有的教條都能維持此高尚特質，他的地位將與努馬和孔子平起平坐，所創立的宗教體系必然受到神學家甚至部分哲學家的掌聲。但在那雜亂的作品裡，有的充滿理智和感情，有的基於宗教狂熱和自私的動機，有些堅持高尚的真理有益人心，還有一些混合著卑劣而危險的迷信引起反感。祆教的祭司或稱為聖袍階級，數目之眾多真是嚇人，前面提到有8萬人受召參加會議，他們的力量因紀律而加強。正規的教士組織散佈在波斯所有的行省，駐錫巴爾奇的阿奇馬格斯被尊為教會的領袖，
[417]

 以及瑣羅亞斯德的合法繼承人。祆教祭司的財產相當多，除在米底擁有引人非議的大片肥沃土地外，
[418]

 他們還向波斯人的財產和行業徵收普通稅。
[419]

 懷著利己之心的先知這樣說道：

雖然你有好收益使得錢財超過樹上的葉片、落下的雨滴、天上的星星或海岸的沙粒，但除非受到祭司的祝福，不然都對你不利。要想獲得解救的指引，能夠被祭司所接受，必須將全部所有的十分之一，誠心誠意地貢獻出來，這裡要包括你的物品、土地和金錢。要是祭司滿意，你的靈魂便逃過地獄的折磨，在現世會獲得讚美，到來世會永享幸福。祭司是宗教的導師，他們無所不知，要拯救全人類。

這些於己有利的教條，受到至高的崇敬和絕對的信仰，不容置疑，在年輕人纖細的心靈上留存深刻的印象。因為波斯的祆教祭司是教育的負責人，即使皇室的孩童都托付在他們的手中。祭司具有沉思默想的至高天分，深入鑽研東方哲學的無上境界，以豐富的知識和卓越的技藝，獲得精通某些神秘學說的聲譽，這門學問即以祆教祭司(magi)而得名。
[420]

 有些祭司喜愛世俗的活動，參與宮廷和城市的工作。我們很容易看出來，阿爾達希爾的統治，很多方面受到聖袍階級的顧問和指導，他們的政策抑或信仰的尊貴，在國王手中再現古代的榮光。

祆教祭司第一個建議，就是要遵從他們宗教的內向特性、古代諸王的作為，甚至是因不寬容的執著而成為宗教戰爭受難立法者的先例。
[421]

 所以阿爾達希爾才會頒發詔書，將除了瑣羅亞斯德教義規定的項目外，所有的禮拜儀式都嚴厲禁止。帕提亞人的廟宇和君王神格化的雕像全部被推倒，亞里士多德的劍(這是東方人給希臘的多神教和哲學所取的名字)很輕易地被折斷。宗教迫害的烈火很快燒到更固執的猶太人和基督徒身上，
[422]

 當然也沒放過自己民族與宗教中的異端。莊嚴的阿胡拉對敵手產生猜忌之心，阿爾達希爾也不容有叛徒存在，因此宗教迫害得到專制政權的支持，在幅員遼闊的帝國境內，異教徒減到8萬人的微小數目。這種風氣真是使瑣羅亞斯德的教義蒙受羞恥，但是迫害的過程並沒有產生任何內部的動亂，反而在宗教狂熱的壓力下，使波斯民眾團結起來，鞏固了新成立的帝國。


 三、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連年戰爭(165—226 A.D.)

阿爾達希爾憑著英勇善戰和指揮才能，從帕提亞古老的皇族手中奪走統治東方的權杖。他面臨的更艱巨的工作，那就是要在極為遼闊的波斯建立團結合作、上下一心的政府。

阿薩息斯懦弱縱容，讓自己的兒子和弟兄以世襲的方式，佔有重要的行省和王國主要的機構。18名最有權勢的行省總督，又被稱為維塔克梭，獲准擁有王侯的頭銜。喪失實權但仍然驕縱的君主，對保有管轄眾多王侯的名義而感到心滿意足，即使從勢力範圍內山區裡的蠻族部落，到上亞細亞的希臘城市，
[423]

 都不承認也不服從更高的權威。帕提亞帝國真是虛有其名，所展現的統治方式，與歐洲通行的采邑制度
[424]

 毫無差別。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阿爾達希爾這位積極進取的勝利者，率領一支紀律嚴明的大軍，親自巡視波斯每一個行省，擊敗最頑強的反叛分子，攻佔最堅固的防禦工事，
[425]

 用武力展現恐怖的手段，為和平開設降服的道路。對於頑抗不從者，為首之人處死，追隨者從寬處置，
[426]

 心悅誠服的歸順者就賞賜官位和財富。

高瞻遠矚的阿爾達希爾，除了他自己以外，不許再有人擁有國王的頭銜，消除一切隔離帝座和人民的中間勢力。他擁有的王國的面積和現代波斯幾乎一樣，四周是海洋與大河，像是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亞拉克西斯河、阿姆河、印度河、波斯灣和裡海，這些構成波斯天然的邊界。
[427]

 在公元3世紀時，整個國家估計有554座城市，6萬個村莊，約4000萬人口。如果拿薩珊王朝和塞菲王朝的統治，以及祆教和伊斯蘭教的政治勢力做一比較，我們獲得結論：阿爾達希爾的王國至少有同樣多的城市、村莊和居民，但是不可否認，在每個時代，海岸沒有優良的港口，內陸缺乏灌溉的水源，對波斯人的商業和農業都極為不利。但是他們認為，僅憑著人口的數目就值得誇耀。

阿爾達希爾以雄心壯志擊破地方諸侯的抗拒，然後開始威脅鄰近的國家。這些國家在他的前任渾渾噩噩、無所事事時，曾經肆意侮辱過波斯。他很輕易地戰勝粗野的西徐亞人和軟弱的印度人，但是羅馬人則不然，從前曾侵犯過波斯而且現在仍舊保持強大的勢力，對這個敵人必須大動干戈，全力以赴。圖拉真的勝利為羅馬贏得了40年的平靜時光，這是英勇作為和穩健政策的成果。從馬可繼位到亞歷山大臨朝這段期間，羅馬帝國和帕提亞帝國曾經發生兩次戰爭，雖然阿薩息斯動用舉國之力，與羅馬的局部武力相抗爭，但是一般說來還是後者較佔優勢。馬克裡努斯受到王位不穩和生性懦弱的影響，花費200萬英鎊買到和平，但是馬可的部將、塞維魯皇帝及其子，在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和亞述建立了許多勝利紀念碑。他們的戰功很不巧被內部的變革所影響，以致無法將之完整敘述。我們只要看到塞琉西亞和泰西封這兩個大城不斷受到刀兵之災，就可略知一二。

塞琉西亞位於底格里斯河西岸，在古代巴比倫的北方距離大約45英里，是馬其頓征服上亞細亞的首府。
[428]

 亞歷山大帝國覆滅很多年後，塞琉西亞仍舊保持著希臘殖民地的特性，那就是藝術生活、軍事武德和愛好自由。獨立的共和國由300名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所統治，人民當中包括60萬公民，城池堅固，只要國內各階層和諧相處，就不將帕提亞人的實力放在眼裡。但是各派系瘋狂的傾軋，逼得請求共同的敵人給予危險的援助，而這個敵人已經虎視眈眈站在殖民地門口。帕提亞的君王就像統治印度的蒙兀兒大君，
[429]

 喜歡過西徐亞祖先的遊牧生活，皇家的營地經常搭蓋在底格里斯河西岸，距離塞琉西亞只有3英里的泰西封平原上。宮廷的奢侈豪華和專制獨裁，聚集著形形色色數不清的隨伴事物，泰西封這個小村落立即膨脹成為一個大城市。
[430]



馬可在位時，羅馬將領深入泰西封和塞琉西亞(165 A.D.)，受到希臘殖民地友好的接待，拿出滅此朝食的精神攻擊帕提亞國王的居留地，但這兩座城市最後卻走向了相同的命運。塞琉西亞遭到燒殺擄掠，30萬居民遭屠殺，玷辱羅馬勝利的榮譽。
[431]

 塞琉西亞與強敵為鄰而耗盡國力，慘遭致命的打擊，沉淪到萬劫不復的地步。泰西封經過33年的休養生息，完全恢復力量，能夠頑強對抗塞維魯皇帝的圍攻(198 A.D.)，但最後城池被攻破，親自鎮守的國王倉促逃走，1萬名俘虜和豐富的戰利品，用來獎賞羅馬士兵的辛勞。雖然經歷這樣多的災難，泰西封依然是繼巴比倫和塞琉西亞以後，東方世界最大的首都之一。波斯君王夏天在埃克巴塔納享受米地亞山區的涼爽微風；泰西封氣候溫和，成為他冬天行宮的所在地。

羅馬人從這些成功的入侵行動中，並沒有獲得實際的永久利益，中間有一大塊沙漠與帝國的行省隔絕，所以他們不願保有這樣遙遠的領地。征服奧斯若恩王國的行動，雖然並不很光明磊落，但是卻有實質上的好處。這個小國擁有美索不達米亞以北、位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的良田沃野，首府埃德薩位於遠離幼發拉底河20英里的地方，從亞歷山大時代以來，居民是希臘人、阿拉伯人、敘利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混合種族。
[432]

 實力衰弱的奧斯若恩國君，處在兩大敵對帝國之間，基於地緣的關係倒向帕提亞人這邊﹔但是羅馬的優勢力量一至，逼得他們只有勉強順從，這點可以從他們的徽章上看得出來。馬可在位時結束了與帕提亞的戰爭，為了鞏固並不穩固的忠誠，認為有必要加強實質上的控制，於是在很多地點建構堡壘，一支羅馬守備部隊駐守尼西比斯這個堅固的城鎮。
[433]

 康茂德死後，羅馬陷入混亂，奧斯若恩的國王企圖解脫束縛。塞維魯的強硬政策迫使他們順從，卡拉卡拉的背信使征服工作很容易完成。最後一任國王阿布加魯斯被鏈條綁住送往羅馬(216 A.D.)，他的領土成為帝國的一個行省，首府列入殖民區的位階。帕提亞王國衰亡前10年左右，羅馬越過幼發拉底河獲得穩固而永久的基地。
[434]




 四、阿爾達希爾向羅馬帝國的權威挑戰(226—240 A.D.)

如果從謹慎和榮譽出發，阿爾達希爾進行戰爭，都應該是以獲得便於防守的邊疆之地為目的。但是這位雄才大略的波斯君王，誓言要完成範圍更廣泛的討伐計劃，認為不管是從理性或者實力方面來評估，他的軍隊都足以支撐他那偉大的抱負(230 A.D.)。他拿居魯士的成功作為先例：他第一個征服了亞細亞全境，而這塊地方後來一直處於他繼任者的佔領之下，領地一直延伸到普羅蓬提斯和愛琴海；卡裡亞和愛奧尼亞均成為帝國的行省，
[435]

 受到波斯總督統治；從埃及一直到埃塞俄比亞邊境，也都承認他的權威。
[436]

 在這些地方，波斯人的統治權因長期被他國篡奪而暫時失去，卻並未被摧毀，一旦他戴上波斯的冠冕，等於繼承居魯士的衣缽和神武；高居此位，最重大之責即是恢復帝國過去的疆界和光榮。「萬王之王」(使者用這傲慢的尊稱告訴亞歷山大皇帝)命令羅馬人立刻離開他祖先的行省，並要將亞細亞讓給波斯人，羅馬皇帝應以不受干擾而能獲得歐洲為滿足。這侮慢的命令由400名高大又英俊的波斯人遞送，他們騎著健壯駿馬，裝配精良武器，穿著華麗服飾，顯示出他們的主人是何等的高傲偉大。這樣的使節並非談判而是宣戰，亞歷山大·塞維魯和阿爾達希爾集結羅馬和波斯帝國的兵力，御駕親征指揮軍隊，要在這重要戰役一決勝負。

要是我們相信記錄的可靠，那麼根據現存的皇帝對元老院的咨文，就得承認亞歷山大·塞維魯對波斯人的勝利(233 A.D.)，絕不亞於腓力之子，也就是亞歷山大大帝所獲得的榮耀。偉大國王率領軍隊，包括12萬名全套精鋼甲冑的騎兵，700只戰象背上的塔台載滿弓箭手，1800輛裝上鐮刀的戰車。這樣龐大的實力，在東方歷史上可謂前所未見，就是傳奇小說也無法想像
[437]

 ，卻在一場戰役中被擊潰，這充分證明羅馬的亞歷山大是英勇善戰、身先士卒的軍人，也是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的統帥。波斯那位偉大的國王喪失勇氣逃走，豐富的戰利品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是這場重大勝利的直接成果。像這種矯揉造作的敘述，用來偽造極不可能發生的狀況，很明顯是愛慕虛榮的皇帝所授意，再經過不知羞恥、滿身奴味的諂媚者加以修飾，由遠在後方只知奉承的元老院全盤接受。

我們無法相信，亞歷山大的武力對波斯有任何有利之處，只會懷疑所有這些只存在於想像中的炫人眼目的榮譽，只是要掩飾實際存在的羞辱。

這些懷疑被當代一位歷史學家證實，他撰寫的專論裡，提及亞歷山大的德行時非常尊敬，但也坦白指出他的錯誤。他稱亞歷山大用來指導戰爭的全盤計劃確實考慮周詳，羅馬軍隊分三路同時入侵波斯，但作戰行動未獲得預期成效。第一路入侵部隊行進到巴比倫的沼澤平原，抵達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用人力開鑿的河口，
[438]

 被敵人的優勢兵力包圍，受到大批弓弩手箭如雨下的攻擊而被殲滅。亞美尼亞國王科斯羅伊斯是羅馬的盟友，
[439]

 波斯騎兵在廣大的山區無法發揮作用，使得羅馬第二路遠征軍能安全進入米底的腹地。這支勇敢的部隊蹂躪附近行省，幾次對抗阿爾達希爾的行動均獲得成功，總算給好勝的皇帝爭回一點面子。但獲勝的部隊在退卻時，沒有做妥善安排，也可說是命運不濟，再度通過山區時，因路況太差加上冬季嚴寒，大部分士兵喪生。

最初的計劃是，在這兩支分遣部隊深入波斯領土的另外一端時，亞歷山大親自指揮主力，侵入王國的中部來支援他們的攻擊。毫無經驗的年輕皇帝受到他母親建議的影響，或者是因為自己害怕，置最勇敢的軍隊於不顧，也放棄勝利的大好美景，整個夏天在美索不達米亞按兵不動，毫無作為之下任憑師老兵疲，然後才率領殘破的部隊退回安條克。反觀阿爾達希爾的處置則不然，他迅速奔馳於米底山區和幼發拉底河沼澤之間，都是親身在場抵抗入侵的敵人，不顧自己的安危，將大無畏的精神發揮到極限。但是在與羅馬久經戰陣的軍團做了幾次纏鬥到底的殊死戰之後，波斯國王也喪失了他的精銳選鋒，甚至就是獲得勝利，也嚴重削弱了他的實力——當亞歷山大退出波斯，以及隨著那位皇帝死後發生混亂的大好時機，他卻無法一展雄風大顯身手。他原來的願望也完全落空，不僅沒有將羅馬人趕出亞細亞大陸，發現自己連區區的美索不達米亞行省都無法從他們的手裡奪走。
[440]



阿爾達希爾的統治從帕提亞滅亡算起(240 A.D.)，只維持了14年，這在東方歷史甚至在羅馬史上，都是值得紀念的年代。他長得一表人才，相貌威嚴，性格豪勇，天生就是繼承帝國的國王，也是征服四鄰的英主。他編纂的法典直到波斯帝國的後期，仍舊被尊為文治和宗教政策的基礎。
[441]

 他有許多逸事一直留傳至今，他對政府制度有獨到的見解。阿爾達希爾說道：「國王的權威必須由武力保護，武力得由稅金維持，所有的稅金由各項農業負擔。農業除非有公正法律和穩健政策保障，否則無法綿延繁殖、生生不息。」
[442]

 阿爾達希爾將創立的帝國及對抗羅馬人的雄心壯志，遺留給沙普爾繼承。後者的性格和作風都酷似其父親，但他的野心太大，讓兩國捲入毀滅性的長期戰爭，蒙受難以恢復的災禍。

波斯人悠久的文明，極易讓人被侵蝕和腐化，無論在心靈和肉體上，都缺乏英武好戰的獨立人格和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所以才讓北方蠻族有機會成為世界的主人。戰爭技術能使希臘和羅馬最大程度地發揮武力，就是當前的歐洲仍然如此，但在東方則毫無進展，如何用紀律來約束混亂的群眾，波斯人對此一無所知。同樣他們也不熟悉工事構築、圍攻作戰和正常防禦。他們依靠勇氣而非紀律，但是最主要的憑借還是兵員的數量，步兵的組成部分是半武裝毫無進取心的農民群眾，受到可以搶劫的誘惑而倉促編成，一場勝利就會星散，反之，失敗亦然。君王和貴族將後宮的驕縱和奢華帶進軍營，作戰行動受到一大群無用的婦女、宦官、馬匹和駱駝阻礙。即使在即將獲得成功的戰役中，波斯軍隊也會為突如其來的饑饉所分裂或摧毀。
[443]



不過，雖然波斯貴族基於奢華和專制，仍保持著個人英勇和民族榮譽的強烈意識。7歲起就接受忠貞、射箭和騎術教育，所以一般人都認為他們相當精通射箭和騎術。
[444]

 最優秀的青年在國王的照顧下接受教育，在宮殿裡鍛煉技藝，在冗長而辛勞的行獵中，鑄造出堅忍和服從的習性。各行省的總督都開辦軍事學校，波斯貴族如果在戰爭時願意服役，就可接受國王賜予的土地和府邸(基於封邑制度所養成之觀念)，聽到召集就全副武裝騎上駿馬，帶著衣著華麗的隨從和大量衛士，他們都是精選自最強壯的奴隸和最勇敢的亞細亞獵人。波斯的輕騎兵和重裝騎兵，猛烈的衝鋒和迅速的行動，像天際的烏雲威脅逐漸衰落的羅馬帝國東方各省。
[445]




 第九章 從德西烏斯皇帝在位到蠻族入侵，此一時期的日耳曼情勢(249—252 A.D.)

波斯的政府和宗教與羅馬帝國的衰亡有密切關係，我曾提及西徐亞人和薩爾馬提亞人，這些部族帶著武器馬匹、牛隻羊群和妻兒家人，在裡海到維斯杜拉河之間廣闊無邊的草原上放牧漂移，整個地區從波斯邊界直達日耳曼人的疆域。但是好戰成性的日耳曼人，開始只是抵抗，接著發展為侵略，最後終於顛覆西羅馬帝國。這是本書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歐洲國家的家務事，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更要重視和關切。近代歐洲最文明的國家從日耳曼的森林中崛起，在那些蠻族簡陋粗糙的制度中，仍可辨識出當代法律和習俗的基本原則。塔西佗這位歷史學家，最早運用哲學的思維理則來研究史實，以獨到的眼光和生花的妙筆，描繪出日耳曼人那種單純樸素和自在無羈的原始狀況。他的敘述簡辟精到，不禁使當時的文人雅士愛不釋手，也讓現代的歷史學家願意深入研究。這個題材包羅萬象，意義深長，已經進行長時間的討論，不僅著力甚大而且極其成功，讀者對問題的瞭解變得更為熟悉，作者要想有所創見也就日益困難。因此我們要盡心全力探討，反覆思考某些天候、習俗和制度上的重要環節，就是這些因素，致使粗野的日耳曼蠻族得以成為羅馬強權的勁敵。


 一、日耳曼的自然環境

古代日耳曼延伸的區域極其廣大，雖然不包括以萊茵河為邊界、臣服於羅馬的西部各省，佔有之面積仍然超過歐洲的三分之一，幾乎涵蓋現在的日耳曼、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利沃尼亞和普魯士的全部，以及波蘭的大部分地區。這一廣大的區域居住著一支由各個部落組成的龐大民族，從容貌、習俗和語言上可以看出他們共同的來源，顯著的類似特徵被一直保存下來。古代的日耳曼在西面以萊茵河與帝國的高盧行省相鄰﹔南面以多瑙河與伊利裡亞行省分界，起於多瑙河的一列山嶺叫喀爾巴阡山脈，成為達契亞，或稱匈牙利對抗日耳曼的屏障﹔東邊與薩爾馬提亞人處於相互防備的狀況下，疆界的劃分並不明顯，這兩個民族常因部落之間攻守聯盟而糾纏不清；至於遙遠而未知的北方，古代人依稀感覺到，在波羅的海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或群島
[446]

 之外，還有一個冰凍的海洋。

有些學識豐富的學者認為，以前的歐洲比現在要冷，古代日耳曼對天候的描述有助於證實他們的理論。一般對厚重濃霧和漫漫長冬的怨言，可能較少受到關注，因為我們沒有方法定出精確的溫度標準，去衡量那些生長在希臘或亞細亞溫暖地區的抱怨者的感覺或說法，但我必須指出兩種比較不含糊的特定狀況：

其一，萊茵河和多瑙河是屏障羅馬行省的兩條大河，經常在冰凍之後能夠承載很大的重量。蠻族選擇最寒冷的季節入侵，在寬廣而堅實的冰橋上，
[447]

 運送數量龐大的軍隊和騎兵，以及笨重的運輸縱列，不至於有任何困難和危險。當前這個時代倒是沒有發生類似的現象。

其二，馴鹿這種用途廣泛的動物經得住嚴寒，也唯有在這種氣候才能生存，是北方蠻族荒寂生活最大的保障。有人發現它生長在斯匹次卑爾根群島的岩石地區，此地離北極在十度之內。這些動物喜愛拉普蘭和西伯利亞的雪地，無法在波羅的海以南地區生存，更談不上飼養繁殖。但是在愷撒的時代，黑希尼亞森林遮蓋著日耳曼和波蘭大部分區域，
[448]

 馴鹿、麋鹿和野牛一樣，都是土生土長的動物。近代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是導致寒冷的天候減少的原因。廣大的森林被逐漸砍伐，陽光可以照射到地面，
[449]

 排放沼澤的積水使可耕種的土地增加，空氣也更為溫和。今天的加拿大就是古代日耳曼的縮影，雖然緯度與法國和英國氣候最好的行省相當，但是冬季的酷寒實在令人無法消受，到處都有馴鹿生長，遍地覆蓋又深又厚的積雪。在塞恩河和泰晤士河見不到冰雪的季節，聖勞倫斯河這條巨大的河流卻已完全凍結。
[450]



古代日耳曼氣候對土著身心產生什麼影響，現在很難瞭解清楚，也容易誇大其詞。很多學者對此有共同看法，卻談不上有確切證據，就認為北方酷寒對增長壽命和促進生殖都有好處，北方的婦女比起溫帶環境的婦女更為多產，
[451]

 人種繁殖會加速。我們也可斷言，日耳曼寒徹心肺的空氣，使得土著的四肢強壯、肌肉發達，身材也比南方人高大，適合擔任發揮力量而非運用耐心的工作。他們因身體機能的強大而更加活躍，這也是天候使神經和心智受到磨煉的結果。冬季戰爭的嚴酷環境，會使羅馬軍隊士氣低落，但早已適應北方艱苦環境的青年絲毫不受影響；
[452]

 反過來說，他們也無法適應夏季的炎熱，在意大利陽光照射下，容易因生病和疲倦而衰弱不堪。
[453]




 二、日耳曼人的性格特質與生活習俗

地球上沒有一個幅員遼闊的地區會缺少居民，而第一批人往往會成為歷史對這些居民的固有認識。然而，有些知名的學者，想要探索一個偉大民族的早期狀況，不僅無法滿足好奇心，一切努力也徒勞無功。塔西佗認為日耳曼人的血統純正，國土的地勢險要，但是他還是把這些蠻子稱為印地基諾，意思就是「土著」。我們認為古代日耳曼在最早階段，並不是由已形成政治社會的外來殖民所群居的地區，
[454]

 而是某些在黑希尼亞森林流浪的野蠻人，逐漸融合成目前存在的民族且保有其名稱。當然別有用心的人會抱持這樣一種看法，他們認為蠻族是他們所居住土地上的自然產物，這是一項很大膽的推論，要是沒有證據的支持，將會受到宗教界的譴責。

這種理性的懷疑態度固然可取，但是無法反駁宗教方面的信念。採用摩西世界史觀的各民族當中，大家都相信諾亞方舟的故事，就好像特洛伊圍城對以前的希臘人和羅馬人那樣真實無虛，在既成事實的狹隘基礎上，樹立一個神話式的巨大而粗俗的超級結構。野性未褪的愛爾蘭人
[455]

 和韃靼人一樣，都宣稱雅弗的獨子是他們一脈相傳的祖先
[456]

 。17世紀有幾位飽學之士潛心研究古代文明，從神話、傳統、臆測和文字考證的吉光片羽中，將諾亞偉大的子孫從巴比倫的通天塔
[457]

 帶到大地之上。在這些明智通達的論述中，以烏普薩大學的奧勞斯·魯德貝克最富創見，
[458]

 姑且不論在歷史學或神話學方面他是否獲得盛名，起碼可以說他是一個愛國人士，要把對世界的一切貢獻歸於他的國家。他認為希臘人是從瑞典(形成古代日耳曼相當大的部分)獲得字母架構、天文學認識和宗教信仰的。在那令人愉悅的地方(就當地人的看法而言)，柏拉圖的亞特蘭提斯大陸、極北的樂土之鄉、西方的金蘋果花園、可愛的幸福群島，甚至死後的極樂世界，都隱隱約約拿這裡當作不完美的摹本。

只是上天如此垂愛的地方，不應在大洪水以後仍然一片荒蕪。學識淵博的魯德貝克認為，諾亞的家庭幾年之間從8人增加到2萬人，開始時應該散佈在較小的殖民地，這樣地球有了人類以後，才可以繁殖綿延下去。留在日耳曼或瑞典的這個分支[要是我沒有弄錯，那是在亞實基拿的領導下來到此地，他是歌蔑的兒子和雅弗的孫子]，在執行這件偉大的工作時，比別人更為勤奮，以至於在北方出現的人群，湧向歐洲的主體部分、非洲和亞洲，就像血液從四肢流向心臟(套用作者的隱喻)。

這些費盡心機構成的古日耳曼系統，卻被一個簡單的事實推翻了，而且不會引起任何質疑也沒有商榷餘地，那就是在塔西佗時代，日耳曼人不懂得使用文字。
[459]

 文字的使用將文明人和無知識的野蠻人區劃得涇渭分明，若沒有這種人工系統的幫助，人類的記憶就會消退，從而喪失處理事務的思考能力。更高層次的思維理則，得不到模式和材料供應，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判斷力變得衰弱而麻木，想像力趨向萎縮或失常。要想完全明瞭像這樣重大的真實狀況，只須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計算受過教育的人士和目不識丁的農夫之間的巨大差距。前者藉著讀書和思考，倍增自己的經驗，悠遊在漫長的時光和遙遠的國度中；而後者扎根在一個地方，生存於有限年歲之內，在心智能力的運用上，比起為他工作的公牛好不了多少。民族之間的差距，比起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可心平氣和宣佈，要是人類沒有書寫的能力，民族不會保存真實的歷史記錄，在抽像的學科上不會有顯著的進步，也不會擁有極為重要而且使人快樂的謀生技藝。

談到這些技藝，古代的日耳曼人真是匱乏到可憐的地步。他們在無知和貧窮中度過一生，虧得有些衛道士用甘於純樸來大肆讚揚。近代日耳曼據稱有2300座有城牆的市鎮，古代地理學家托勒密在這樣廣大的國土上，只發現不到90個地點，夠條件能稱之為城市。
[460]

 然而，根據我們的觀念，這些城市不過徒具虛名而已，只是一些粗製濫造的堡壘工事，建築在森林的中央，當部落的武士出動擊退突然進犯的敵人時，可用來保護婦女、兒童和牲口。

但是塔西佗認為，在他那個時代，日耳曼並沒有城市，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日耳曼人鄙視羅馬人辛勤構造的建築物，將這些看成監禁他們的牢籠而非安全的場所。
[461]

 他們並非比鄰而居，或者聚合成正常的村落。
[462]

 每個蠻子盡可能選平原、森林或靠近新鮮水源的地點，搭蓋圓形的低矮茅舍，用不著石塊和磚瓦，全部用粗木材建造，鋪上乾草當屋頂，上面留孔讓煙氣可以自由排出。在嚴寒的冬天，生活艱苦的日耳曼人只要有用獸皮製成的單薄的長袍，就能感到心滿意足。住在更北邊的民族則要穿著更厚的皮毛，婦女紡織很粗的亞麻布供自己使用。日耳曼森林裡的獵物種類繁多，數量豐富，為他們供應所需食物，居民在不知不覺中鍛煉出強壯的體魄。他們有龐大的牛群，外表看來不起眼但是蠻實用，成為他們主要的財產。少量穀物是他們取自大地的唯一產品，而對於栽培果樹和種植牧草，則一竅不通。所有的土地每年要重新劃分，個人的產業也隨之改變，為了避免爭執，大部分的土地保持荒廢的狀況，不加以耕作和使用。像這樣一個民族，運用如此奇特的方式，真不敢期望他們在農業上能有多大的改進。

日耳曼極度缺乏金、銀和鐵。野蠻的居民既無技術也沒耐性去探勘蘊藏豐富的銀礦礦脈。等不倫瑞克和薩克森
[463]

 的國王發現以後，獲得了非常驚人的報酬。瑞典現在以鐵砂供應歐洲，過去也一樣不知道自己有這樣大的財富。鐵這種金屬對日耳曼人而言，最大的用途就是拿來製造武器，但從他們手中的這些武器可以知道，鋼鐵的產量實在太少。在處理平時和戰爭的各種事務過程中，萊茵河和多瑙河的邊界會出現一些羅馬貨幣(主要是銀幣)，但是遙遠的部落完全不知道金錢的功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有限的商業行為，把粗糙的陶土器具，與羅馬人送給他們國王和使者的銀瓶，當作價值相等的物品。

一個人只要有思考的能力，就能發現這些重要的事實，比無關緊要的細節可以提供更多的啟示。金錢的價值在於用來表示人類的需要和財產，如同創造文字是用來表達人類的思想，這兩種制度使得人性的力量和情感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有助於達成預定的目標。金和銀的使用大部分基於人為的因素，不像鐵經過烈火的千錘百煉，經人類熟練的雙手製造成形，對農業生產和各種技藝提供最大的貢獻，效用之廣已無法一一列舉。總而言之，「金錢」是使人類勤奮工作最常用的「刺激物」，而「鐵器」是使人類發揮工作效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是一個民族既沒有「金錢」刺激，也得不到「鐵器」支持，還能靠什麼方法從極度野蠻的狀態提升到文明的程度，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464]



若仔細觀察世上的野蠻民族，會發現「因循怠惰」和「不思來日」是他們最大的通病。在文明國家中，個人的能力得到發展和訓練，相互依存的巨大鎖鏈，將社會上各種成員緊密聯繫在一起。絕大多數人終生操勞以求一飽，極少數人受到神明垂愛，獲得的財富超過他的需要，能有多餘時間去追求樂趣或榮譽，增進財產或知識，基於責任對社會生活做出有益或愚蠢的事情。日耳曼人的社會架構並不複雜，照料房舍和家庭、管理土地和牛群，一概交給老弱殘疾、婦女和奴隸。懶惰的戰士不具備任何一種才藝讓他消磨閒暇時日，就像動物一樣滿足於竟日竟夜的飲食和睡眠之中。

但自然界會產生奇異的反常現象(根據一位作者的看法，他曾深入探討最不為人所知的黑暗角落)。這樣的蠻族既是人類中最懶惰的人，也是最心浮氣躁的人。他們不愛工作，喜歡過懶散的生活，卻又討厭平靜無事，萎靡不振的心靈像是被壓制在重負之下，急需經由新鮮有力的感覺來發洩。戰爭和危險對他們而言是唯一的歡愉，能契合他們凶殘粗暴的脾氣。日耳曼人聽到武裝的召喚聲就滿懷感激之情，從不安穩的昏睡中醒轉，產生積極的進取心，經由身體的劇烈操勞和心靈的極度刺激，恢復意識，感覺到自己還生存在人世。在得到和平後的無聊沉悶期間，這些蠻子毫無節制地沉溺於豪賭和狂飲。豪賭能激起鬥志，狂飲則喪失理智，這兩種不同的方式都能免除思考的抑鬱。他們為夜以繼日耗在賭桌上而感到自豪，朋友和親戚的鮮血經常流在滿是醉鬼的會場。他們對賭債很講信用，不顧一切的賭徒將個人財產和自由全部押在最後一把骰子上，耐心服從命運的決定，讓自己被體格雖然較弱小卻幸運的贏家用繩索捆綁加以懲罰，賣到遠地為奴隸。
[465]



味道很重的啤酒，是一種技術含量很低、從小麥和大麥中提煉出來的飲料，經過「腐化」(塔西佗特別強調這一點)的程序，做成很像酒的東西，符合日耳曼人格調低劣的口味。飲過意大利和高盧葡萄酒的日耳曼人，都會為那天之美祿的香醇可口傾倒。然而，他們並不打算把葡萄樹移植在萊茵河和多瑙河地區(過去做得很成功)，也不願意勤勞工作，來獲得可以賺取厚利的原料。能用武力可以搶到手的東西卻要用勞力去換取，這是對日耳曼精神的極度藐視。他們對烈酒產生無法克制的渴求，刺激著日耳曼蠻子侵入附近的行省，因為這些地方有上天賦予的最令人垂涎的禮物。托斯卡納人將國家出賣給克里特民族，用溫暖氣候出產的鮮美水果和葡萄，吸引他們進入意大利。16世紀時日耳曼的外援部隊受邀參加法蘭西的內戰，也是運用同樣的手法，因為香檳省和勃艮第省是最著名的產酒地區，他們得到贈予美酒的承諾才參戰。
[466]

 酗酒雖然不是最危險的惡行，但卻是最無教養的習性。在一個低度文明的國家，縱酒暴飲的行為經常會引起一陣搏鬥、一場戰爭或一次革命。


 三、日耳曼人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組織

從查理曼大帝時代開始，
[467]

 經過10個世紀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氣候變得更溫和，土地也更為肥沃，在同樣面積的地區內，目前可以輕易維持100萬農夫和工匠的人口，過去卻無法用簡單的生活必需品，供應10萬名懶惰的戰士。
[468]

 日耳曼人將廣大的森林棄而不用，除了狩獵以外，其餘大部分的土地用來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積，進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這樣做之後卻還埋怨國土的欠缺和貧瘠，無法維持為數眾多的居民。他們沒有維生的技藝，經常發生饑饉，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遷移出去，
[469]

 減輕民族所遭遇的災難。文明人擁有財產和享用財產，才能與國家的進步產生密切的聯繫，這是定居在一塊土地上的有力保證。

日耳曼人隨身攜帶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他們的武器、他們的牛群和他們的婦女，欣然放棄沉靜的森林，抱著無窮的希望去進行搶劫和征服。人數龐大的群眾從這個民族的大熔爐中一擁而出，因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們的後裔對這一點深信不疑，使得這種向外遷移的現象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有這樣一種學說經過渲染逐漸成立，聲譽卓著的學者也表示贊同，那就是在愷撒和塔西佗的時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數還要多。
[470]

 經過深入探討各時代的人口問題，證明這些現代的智者，他們的假定不但錯誤而且極不可能。馬裡亞納和馬基雅維利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羅伯遜和休謨在這方面更有成就。
[471]



如日耳曼這樣好戰的民族，既沒有城市、文字和技藝，也沒有金錢，卻能夠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蠻狀態下找到的一些補償。就好像我們的慾望和財產，成為專制政治中難以解除的桎梏一樣，只有貧窮能使他們保有自由。塔西佗說道：

在蘇歐尼族當中，財富掌握在高階人員的手裡，因此他們臣屬於一個絕對專制的君主，對人民毫無信任，甚至不讓他們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區那樣。他們既不將武器交付給公民，也不交付給自由人，而是托付給奴隸。他們的鄰居賽東尼族，人民的地位比奴隸都不如，全部要服從一個婦女的命令。
[472]



在提到這些例外事件時，這位偉大的歷史學者非常清楚政府機能的一般理論。我們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財富和專制，用什麼方法才能深入北方的遙遠角落，澆熄在羅馬邊境熊熊燃燒的大火。再來是那些丹麥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們的後代以頑抗不屈的精神著稱於世，怎可能如此聽命於人，放棄日耳曼人自主不羈的偉大個性？
[473]

 或許，在波羅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雖然沒有完全放棄個人的權利，但卻承認國王的權威。不過，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區，政府採用民主政治形式，與其說是經由普遍與明確的律法決定，不如說是由血統、勇氣、辯才和迷信所形成的偶然優勢來加以制約。

日耳曼人最初的理念是為了共同防衛而採取自願參加的聯盟方式成立政府。為了達成目標，每個人必須捨棄私人的意見和行動，服從大多數參與人員的決議。日耳曼的部落滿足於這種粗陋而自由的政治社會架構，一個雙親都是自由人的青年，成年時被引入同胞所組成的會議，被很莊嚴地授予矛和盾，成為軍事共和體制內地位平等而能發揮作用的成員。部落的戰士會議，在固定的季節或突發的危險狀況下召開，會議議題包括有關防衛措施的檢討、官吏的選舉以及和平與戰爭的重大事務，每個人都有發言權，最後再做決定。有時這些重要的問題會事先經過審慎的考量，在特別推選的部落酋長會議中再提出來討論。官吏可以審慎地思考，然後用言語說服參加會議的人，而人民只能參加表決和貫徹執行。日耳曼人在下達決心時，不但快速而且會運用激烈的手段。蠻族習慣於肆無忌憚地發洩情緒，逞一時之快而漠視未來所產生的後果，心中滿懷憤怒，表現出藐視的神色，根本不理會法律和政策的約束，常用毫無內容的牢騷話，表達他們對懦弱商議的不滿。等到一位口若懸河的演說家，提議大家要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奮發圖強，不論是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還是要從事危險和榮譽的行動，全體都會用矛敲擊著盾，發出巨大的響聲，以表示對會議的熱切讚美。日耳曼人經常隨身攜帶武器來開會，此時最值得擔憂的就是心志不堅的群眾被不合的言辭和大量的飲酒所催動，拿出武器來宣示他們憤怒的決心，並且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波蘭的議會經常發生流血事件，逼得人數眾多的黨派屈服於狂暴而激情的小組織。
[474]



日耳曼人在危險的時刻選出部落的領袖，要是局勢非常嚴重而急迫，幾個部落可以共同推舉一位將領，最勇敢的戰士會受到提名，以身先士卒而不僅是發號施令的方式來指揮同胞投入戰場。他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還是難免遭人疑忌。這個權力會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止，日耳曼部落在平時並不承認任何最高領袖，不過，在一般的會議上會指派「諸侯」
[475]

 ，負責在各自的區域之內執行法律，也可以說是調解糾紛。在選擇這些行政官員時，家世和功勳同樣的重要，聯合政府會派給他們衛士及一個百人議會。早期的諸侯享有卓越的地位和榮譽，羅馬人會用合法的頭銜來向他們表示敬意。

從行政權力的運用，就可看出日耳曼習俗衍生的制度所具有的特點。諸侯在所負責的行政區域之內，操持著土地財產的絕對權力，同時根據一種劃分方式，每年重新加以分配。但是他卻沒有處死、監禁甚至毆打公民的權力。一個民族如此保護人身的權利，而不重視他們的財產所有權，造成的結果必然是他的人民完全無視於勤奮的工作和技藝的學習，但是會受到高度的榮譽感和責任心的啟發和激勵。

日耳曼人只尊重那些加諸自己身上的責任，士兵以藐視的態度抗拒行政官員的權力。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這本書中提到：

出身高貴的青年若沒有列入著名領袖的忠誠戰友名單中，去奉獻他們的武力和服務，就會感到慚愧。這些忠誠夥伴之間進行著高貴的競爭，以便受到領袖的尊重，而獲得更高地位。領袖之間的競爭，在於獲得多少英勇的戰友。永遠被一群精選的青年所圍繞，就是領袖的驕傲和力量，在和平時這些人是他的裝飾，在戰爭時這些人是他的保障。這些英雄的榮譽會散播開來，超越部落的狹隘範圍。禮物與使者被送來懇求得到他們的友誼，他們使用武力帶來聲望，保證所贊助的黨派獲得勝利。領袖的驍勇善戰若在危險的時刻被其戰友超越，他會感到極不光彩；從戰友的立場來說，若無法與領袖同樣的驍勇善戰，更是個人最大的恥辱。領袖在戰場上被擊倒而他卻全身而退，這是一輩子洗刷不掉的污名。保護領袖的個人安全，用自己的功勳當戰利品來裝飾他的榮譽，這是他們最神聖的責任。領袖為勝利而戰，戰友為領袖而戰。最高貴的戰士，即使本鄉本土太平無事，也要趕赴遙遠的戰場，保持人多勢眾的隊伍，去踐行他們永不服輸的精神，以冒險犯難來贏得聲名。戰友向慷慨的領袖要求獎賞，只有久歷戰陣的駿馬，沾滿血跡和贏得勝利的槍矛，才是合乎戰士身份的禮物。領袖要表現自己的好客，在簡單的餐桌上擺滿豐盛的食物，來款待這些英勇的戰友。唯有戰爭、掠奪、友情，才能保證他們的予取予求。

當然，這種制度偶爾會使共和政體積弱不振，但整體而言，卻能激發日耳曼人在性格上的活力，使這些野蠻人易受影響的德行日趨成熟，以至於信仰和英勇、好客和禮節，在接著而來的騎士時代受到世人的矚目。據一位才高八斗的學者宣稱，領袖將最早期的采邑作為贈予勇敢戰友的最光榮的禮物，等到征服羅馬的行省以後，則以一種帶著類似效忠職責與軍事服務的方式，將獲得的土地加以分配，因而產生了很多蠻族的地主。這種狀況與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則相牴觸，他們喜歡互贈禮物，但不會形成雙方義務關係的負擔。

「在騎士時代，更恰當地說是浪漫時代，所有男人都很勇敢，婦女都很貞潔。」貞潔是比勇敢更難保持的德行，這一切只能靠古代日耳曼的婦女實現。一夫多妻制除了諸侯之間，一般並不常見，目的在於鞏固聯盟關係。習俗而非法律禁止離婚，將通姦視為無法赦免的罪行來加以懲處，
[476]

 基於先例和風氣，誘拐婦女也被視為不正當行為。我們很清楚地看出，塔西佗很坦率地拿蠻族的美德懿行和羅馬女士的淫蕩敗德來做比較。嚴格說來，日耳曼人的婚姻生活，在某些方面已經形成一種忠誠和貞潔的風氣。

文明的進步可以緩和人性的兇惡性格，但是對貞潔這種德行產生不了正面作用，因為引起不貞的原因在於心靈的軟弱。要是一味在兩性的交往上琢磨，就會讓優雅的生活開始腐化，愛情的慾念轉變為難以控制的熱情，就會產生危險，要是被蒙蔽的話後果更為嚴重。優雅的服飾、動作和姿態，增加美麗的誘惑力，經由想像力，更加重了感官的刺激。奢華的歡娛、午夜的擁舞和淫亂的景象誘惑女性，增加了紅杏出牆的機會
[477]

 。要是拿這種危險的環境做個比較，蠻族未施脂粉的婦女，因貧窮、孤獨，以及需要辛苦照顧家庭生活，在貞節方面更為安全可靠。日耳曼的茅舍，四周敞開一無遮蔽，對於配偶的忠誠，卻比波斯後宮的高牆、門閂和太監更為安全。除了這些理由，還要基於榮譽的天性，日耳曼人以尊敬和信任對待婦女，每逢重大情況必與她們商量，欣然承認在她們的心胸之中存在著比男子更高的尊榮和智慧。

日耳曼的女性中有些解讀命運的人，像是巴塔維亞戰爭的維利達
[478]

 ，以神的名義統治著日耳曼最凶狠的國家。其他的女性雖然沒有被當成女神來崇拜，卻被尊為與士兵完全平等的戰友。她們從結婚典禮開始，一生都與丈夫安危與共、榮辱同當。
[479]

 在日耳曼人大舉入寇時，蠻族營地充斥著成群的婦女，無論是聽到刀兵相接的聲音，看見各種殺戮毀滅的場面，甚至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受到重傷或死亡，她們仍然鎮定如昔，毫無畏懼之心。過去發生很多次這樣的狀況，日耳曼的軍隊已經喪失作戰的勇氣，因為婦女寧死也不願當奴隸，所以又被趕回去拚命到底。要是大勢已去，她們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手，為自己和兒女做一了斷，以免受到勝利者的侮辱。
[480]

 這樣的女強人真是令人欽佩，但說實在話，她們既不可愛也讓人無法感受到愛，要與男人一比高下，就得拋棄迷人的誘惑力，那就是女性的嬌弱和溫柔。日耳曼女人發自內心的驕傲，教導她們要壓制各種柔情，以爭取榮譽。女人的最高榮譽就是貞操，這些精神昂揚的女性的情操和品行，可以視為民族特性的成因、結果和證據。女性的勇氣，不論是由狂熱所激發還是習慣所確立，在隱約之間對男性並不完美的模仿，表現出那個時代和民族的特色。


 四、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

日耳曼人的宗教制度(要是蠻族的狂野想法能配得上這種稱呼的話)基於他們的需要、畏懼和無知，
[481]

 崇拜自然界龐大的物體和他們象徵的代表，像是太陽和月亮、烈火和大地，還有那些想像中的神祇，各據有重要的職位來管轄著人類。他們相信經由某種不可思議的占卜，可以瞭解上天的意願，而拿人來做犧牲，是祭壇最珍貴也是最樂意接受的祭品。神的子民持有高貴的觀念，就能贏得神的讚許。他們既不將神局限在廟宇的牆內，也不用人像來表示神的形體。我們知道日耳曼人不善於建築，同時也完全不懂雕刻的藝術。我們不必對說出真正的理由而有所顧忌，他們對宗教的表達與其說是基於理智的考量，毋寧說是欠缺創造的才能。日耳曼人用黑黝而古老的樹叢當作廟宇，受到後代子孫奉若神明的尊敬，秘密幽暗的處所隱藏著想像中的神明力量，沒有設定明顯使人敬畏和崇拜的目標，卻在心田深處烙上宗教的恐懼意識。
[482]

 那些舉止粗俗而又目不識丁的教士，根據經驗運用各種手段，盡量要把這種印象和做法保持下去，以符合他們的利益。

基於同樣的無知，這些蠻族並不知道和信奉法律的有效限制，竟然赤裸裸毫無防備地將自己暴露在迷信的盲目恐懼之中。日耳曼的教士利用同胞這種性格上的弱點，在與俗世有關的事務上，擁有官吏所不敢行使的權限。傲慢的戰士忍耐服從著鞭打的懲戒，這權力並非來源於人類，而是戰爭之神的命令。教會當局經常干涉內政的缺失，在民眾召開的會議場合維持秩序，有時會對與整個民族有關的事務表示更大的關切。近來在梅克倫堡和波美拉尼亞較為偏遠的地方，
[483]

 經常舉辦莊嚴神聖的遊行。大地女神那不為人知的象徵物，置放在母牛拉曳的大車上，四周用布幔覆蓋，女神的停居地是呂根島，用這種方式巡視鄰近部落的信徒。在她出巡這段期間，戰爭暫時休兵，爭吵沉寂下來，武器棄置一旁，心浮氣躁的日耳曼人有機會享受平靜與和諧的祝福。11世紀的神職人員經常掛在口邊的話，就是「奉神之名，停止打鬥」，這很明顯地引用自這個古老的習俗，這句話常用來呼籲雙方休戰，但是收效不大。

宗教所產生的影響力，只會強烈激起日耳曼人凶狠的情緒，沒有辦法產生安撫的效果。宗教在塵世的代理人基於既得利益和信仰狂熱，以遵奉上天的旨意為名，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而且滿懷成功的信心。神聖的旗幟長久以來在陷入迷信的隊伍中受到尊敬，被置放在戰場的前方，
[484]

 同仇敵愾的軍隊發出可怕的誓言，要把對方獻祭給戰神和雷神。在士兵 (這就是日耳曼人) 的信念當中，怯懦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勇敢的男子漢會受到好戰神明的垂愛﹔拋棄盾牌的卑鄙角色，會被他的同胞趕出宗教集會和內部會議。有些北方的部落相信轉世的說法，
[485]

 也有人相信戰死後會進入一個可以痛飲美酒永生不朽的天堂。但是大家都同意，獻身軍旅和光榮戰死，無論是今生和來世，都是對未來的幸福做了最好的準備。

教士給予永世不朽這種空洞的承諾，吟遊詩人也會強調各種英勇的行為，這種社會等級很特別的人物，對於要想研究古代的凱爾特人、斯堪的那維亞人和日耳曼人的某些學者專家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對象。吟遊詩人的天才和性格，以及對自身職責的重要性所抱持的尊敬心理，已經有充分的例證，但是我們無法想像或是表達出他們在聽眾心中激起的對戰事和榮耀的熱情。在一個光芒四射的民族當中，對詩的品味與其說是心靈的感受，還不如將之看成幻想的歡愉。然而，當我們閒暇無事時用閱讀來消遣，身臨其境般感受荷馬和塔索
[486]

 所描述的戰場，在不知不覺中為虛構的情景所吸引，感受到一種戰鬥氣氛的蓬勃生機。但是在心平氣和下進行孤獨的深思，這時所得到的感受是多麼的微弱!又是何等的冷漠!吟遊詩人在上戰場時，或者在勝利的宴會，歌頌古代英雄的光榮事跡。古代英雄的後裔就是好戰部落的族長，神情激昂地傾聽樸實無華而充滿生氣的音韻，對戰事和危險的展望提升了軍歌的效果，而軍歌激發起熱情，渴求名聲和不惜一死，就是日耳曼心靈不變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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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耳曼人對羅馬帝國所造成的影響

以上就是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狀況和風俗習慣。他們生活地的氣候，他們的缺乏學識、技藝和法律，他們的榮譽感、俠義心和宗教觀以及那自由意識、崇尚武力和渴望冒險進取的精神，全都有助於形成一個產生軍事英雄的民族。然而我們發現，從瓦魯斯戰敗到德西烏斯臨朝，250多年來，這些可怕的蠻族對於帝國萎靡頹廢和奴隸充斥的行省，很少進行大規模的襲擊，也沒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的擴張受到缺乏武器和紀律的阻礙，而其對羅馬的憤怒也因古代日耳曼內部的紛爭而轉移。

其一，一個民族控制了鐵以後不久就可以控制黃金，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日耳曼粗野的部落，同時缺乏這兩樣有價值的金屬，只有獨自慢慢去尋找，獲得一種接著就可以得到第二種。從外表就能看出日耳曼軍隊缺乏鐵，他們很少使用刀劍和長槍，他們的弗拉邁(這是日耳曼的名字)是頂部裝著銳利而狹小鐵尖的長矛，需要時可以從遠處投擲，也用來做近身戰鬥時的衝刺。他們的騎兵帶著這種矛和一個盾，就感到心滿意足。為了增加步兵的戰力，他們選擇散開隊形，盡力投射標槍。他們所謂的軍裝是一件寬大的披風，木頭盾牌和柳條盾牌上僅有的裝飾就是一片混雜的顏色。少數族長因穿著胸甲而顯得與眾不同，很少人有戴頭盔的習慣。雖然日耳曼人的馬匹外形不美觀，速度也不夠迅捷，沒有受過羅馬的馬術訓練，但有幾個國家卻以騎兵贏得很高的聲譽。大體來說，日耳曼軍隊的主力是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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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部落和家族的次序，排成幾列縱隊。這些半武裝的戰士，無法忍受疲累與等待，總以狂嗥的叫囂和混亂的隊列衝向戰場，有時會發揮天生的勇氣，戰勝虛有其表的羅馬傭兵。蠻族只知傾全力發起第一擊，但是不知道整頓部隊再戰或是退卻以保持實力。他們認為被擊退就是戰敗，戰敗的結果通常是全軍覆滅。

羅馬軍人擁有全副盔甲，除此之外，他們的紀律、訓練、陣式、設防的營地和各種投射機具無不齊全完備。面對這樣的羅馬軍隊，蠻族竟敢憑著血氣之勇，在戰場上迎戰由軍團構成的主力，真是令人感到驚訝無比。何況羅馬軍隊還有協防軍所屬的各種部隊來支援他們的作戰。這種競爭實在太不公平，到了後來，羅馬軍隊被奢靡和怠惰的習性銷蝕了精力，被抗命和叛亂的風氣敗壞了紀律。等到把蠻族組成的協防軍帶進羅馬的軍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很危險的舉措，因為這樣就教會了日耳曼人運用戰術和戰法。雖然在開始時所使用的協防軍數量不大而且有嚴密的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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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從西維利斯的案例來看，羅馬人相信這種危險是貨真價實的。在尼祿死後的內戰期間，這位智勇雙全的巴塔維亞人，擬訂了一個極具野心又極有創意的計劃，所以他的敵人才拿他來跟漢尼拔和塞多留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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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個巴塔維亞步兵支隊，在不列顛和意大利戰爭時名聲大噪，這時就投靠在他的旗幟之下。西維利斯遂領著這支日耳曼軍隊進入高盧，說服特雷武和朗格勒等有實力的城市支持他的理想目標，使他能夠擊敗羅馬軍團，摧毀設防的營地。他使用在羅馬軍隊服役時所獲得的軍事知識來對抗羅馬人，最後經過一場頑強的鬥爭，屈服在帝國的勢力之下。西維利斯以光榮的條約保全自己和自己的國家，巴塔維亞人仍舊據有萊茵河口的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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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羅馬君王的盟友而不是僕人。

其二，古代日耳曼要是能聯合起來，所產生的力量必然非常巨大。地域廣闊的國家可能有100萬戰士，全部都是適齡的壯丁，可以立即發揮作用。但是這批凶狠的群眾，經常被各種懷有敵意的企圖所刺激，無法協調合作，完成有利於整個民族的偉大計劃。日耳曼分裂成四十幾個獨立的國家，就是在每個國家當中，也經常有幾個部落聯合起來，不僅組織鬆散，而且容易造成危險。蠻族很容易被激怒和煽動，他們不會原諒別人對他們造成的傷害，更不要提公然的侮辱，引起他們的憤怒就會流血，而且記仇不願和解。打獵和飲酒的亂哄哄宴會上，經常發生的偶發性爭吵，就足夠在整個民族之間產生心結。任何重要的族長所領有的私人采邑，都可以將這種不滿在他的追隨者和盟友之間播散開來。對無理取鬧的報復，搶劫不設防的地方，都是引起戰爭的原因。日耳曼是最令人感到畏懼的國家，用杳無人煙和保持原狀的廣闊邊疆，來環繞自己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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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國與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證明他們感到武力的恐怖，用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能保護自己的國家免於突然受到侵略的危險。塔西佗曾說過：

布魯克特裡族遭到鄰近部落的絕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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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部落也許是被這一種族的傲慢所刺激，也許是被所能獲得的戰利品所引誘，也許是受到了帝國神靈的啟示。最終有6萬多蠻族被殺，雖然並非羅馬人所為，卻為我們提供了能在競技場上觀賞的娛樂活動。羅馬人現在已經到達繁榮的巔峰，除了要這些蠻族之間不和以外，對命運已別無所求，但願羅馬的敵國彼此永遠保持勢不兩立的仇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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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的這種想法，完全基於愛國心，但不見得合乎人道，也表示出他的同胞所秉持的政策原則。羅馬帝國認為最安全的權宜措施，不是與蠻族作戰，而是讓他們分裂，因為就是擊敗對方也得不到利益和榮譽。羅馬人藉著金錢和談判，暗中進入日耳曼的心臟地區，對於靠近萊茵河和多瑙河的國家，在不喪失尊嚴的狀況下，盡量運用各種誘惑的手段來加以安撫，希望他們能夠成為有用的朋友，而不是帶來麻煩的敵人。最有名望和勢力的族長，像是受到奉承可以滿足虛榮心一般，接納微不足道的禮物，這些禮物被他們當作高貴的標記和奢華的器具。在內部發生紛爭時，勢力較弱的派系企圖與邊疆行省的總督取得秘密的聯繫，好維護本身的利益。日耳曼人之間每一件爭執，都是羅馬人的陰謀煽動所致，而且任何有利公眾和團結的計劃，都被個人的猜忌和利益形成的強烈偏見所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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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安東尼在位時，從萊茵河河口一直到多瑙河的所有日耳曼國家發起合謀，甚至包括薩爾馬提亞人在內，這件事嚇壞了羅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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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並不清楚像這樣一個倉促組成的聯盟，究竟是基於需要，還是理智或感情上的產物。但可以很確切地說，蠻族並不是因為羅馬皇帝的怠惰而受到引誘，也沒有被羅馬皇帝的野心所激怒。馬可面臨危險的進犯行動，一方面要保持堅定，另一方面要提高警覺。他安排有能力的將領到容易受到攻擊的地點，自己親自指揮多瑙河上游幾個重要行省，經過冗長而互有輸贏的戰事以後，蠻族的戰鬥意志被摧毀。主謀的誇迪人和馬科曼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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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自食其果，還受到嚴厲的處罰，被迫從多瑙河的河岸向後退出5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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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令交出年輕的精英分子，立即送到不列顛遙遠的海島，他們在那裡充當人質，也可以當作士兵使用。因為誇迪人和馬科曼尼人經常叛亂，憤怒的皇帝決心要將這個區域變成帝國的一個行省，但這個計劃因他的崩逝而中止。然而，這樣一個令人畏懼的聯盟，在帝國歷史的最初兩個世紀中只出現一次，以後就完全消失，在日耳曼沒有留下一點痕跡。

本章內容是概論日耳曼的風俗習慣和典章制度，並不對愷撒、塔西佗或托勒密時代的這個大國裡的各種部落進行描述或辨識。因為新生的族群就像古老的部落一樣，不斷在本書中出現，只能簡單扼要地提到他們的來源、狀況和特殊的性格。現代國家是悠久定形的社會，用法律和政府結合在一起，被農業和技藝約束在祖國的土地上。日耳曼部落就像軍人那樣自願結合起來，因為都是蠻族，就常會發生激烈的變動。同樣在這塊土地上，當征戰和遷移浪潮發生時，所生活的居民就會變換。同樣的社會，在防衛或侵略計劃之下團結一致，會賦予新成立的聯盟一個新的頭銜。古代的聯盟瓦解以後，會在獨立的部落恢復長久被人遺忘的名稱。一個勝利的國家經常將自己的名字頒給被征服的民族，有時自願的群眾會從各地蜂擁而來，投身到受人愛戴的領袖所展開的旗幟之下，他的營地就成為他的國家。在開創大業的環境裡，要不了多久，這些混雜的群眾就會有共同的稱呼。兇惡的侵略者不斷更換自己的名號，使得羅馬帝國的臣民感到驚惶失措。

戰爭和政治是歷史的主要課題，在這樣繁忙的舞台上，人類因境況不同而大異其趣。一個偉大的帝國有幾百萬馴服的臣民，默默從事他們的工作，不會發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所以作者和讀者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宮廷、首都、軍隊和戰場這些方面。但是一個自由放任和野性未馴的國家，在內部動亂的時節，或者出現小型共和國那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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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社會上每個成員都參加行動，後續的情況也會受到大家的矚目。日耳曼的人民經由不斷的分裂和不停的運動，使我們產生迷惑，好像人數在大量增加。日耳曼實在有太多的國王、戰士、軍隊和國家，有些很容易使人忘記他們是同一個對象，只是在各種不同的稱號之下重複地出現，而且經常對不具聲望的對象濫加各種顯赫的名號。


 第十章 德西烏斯、加盧斯、埃米利安努斯、瓦萊裡安與伽利埃努斯相繼為帝 蠻族入侵 三十僭主(248—268 A.D.)


 一、德西烏斯的稱帝及其事功(248—250 A.D.)

從菲利普熱烈慶祝百年祭到伽利埃努斯皇帝逝世，羞辱不堪而災禍連綿的20年光陰彈指而過(248—268 A.D.)。在這段苦難的時期，羅馬的行省幾乎沒有片刻可以免於入侵蠻族和暴橫軍隊的肆虐，殘破的帝國似乎已瀕臨最後瓦解的緊急關頭。對歷史學家而言，這也是一個混亂的年代，缺乏可信的史料記載，要想把整個史實交代清楚又不容間斷地加以記述，的確有很大的困難。所能找到的都是不完整的斷簡殘篇，不是太過簡略就是晦澀含糊，有的地方還矛盾百出，只有盡力去搜集加以比較，有時還要靠自己的臆測。雖然不能用推論取代事實，然而基於對人性的瞭解，憑著一股堅毅不屈而從容自若的熱情，鍥而不捨地全力以赴，在某些狀況下，倒是能補充歷史材料的欠缺。

舉例來說，歷史的過程有時缺乏記錄，但是並不難想像可能發展的狀況。接連許多皇帝遭到謀弒，已經使得君王和臣民之間的忠誠關係日漸鬆弛。所有菲利普的將領都可以模仿主子的作為，反覆無常的軍隊長久以來已經習慣於暴力的革命，隨時會把出身低微的軍中夥伴推上皇帝的寶座。歷史只能事後補記，像是公元249年的夏天，在梅西亞的軍團爆發的反對菲利普皇帝的叛變事件，有個部將名叫馬裡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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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叛軍擁戴的對象。菲利普事先獲得警告，生怕梅西亞軍隊的動亂擴大成為燎原之火，他因為過去的罪行和迫近的危險而困惑不安，親自將消息通知元老院。但是在議場中可能出於畏懼或者不滿，呈現出陰鬱而不祥的寧靜。直到最後，出身高貴且參與會議的德西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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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著可能受到皇帝猜忌的危險，挺身而出，慷慨陳詞。他認為整個事件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只是一場匆促而未經謀劃的騷動，下級軍官要想稱帝只是幻想，過不了幾天就會被易變的軍隊像當初推選他那般將他毀滅。整個事件正如他預料的那樣迅速處理妥當，菲利浦非常賞識他在元老院的仗義執言。

馬裡努斯被殺以後，部隊人心惶惶，騷動還未完全平息，看來只有德西烏斯是讓軍隊恢復紀律的最好人選。德西烏斯長久以來不願接受任命，就是怕建立功勳以後會帶來危險，同時也考慮軍人那種憤怒而又不甘受壓制的心情，一定會想盡辦法運用毀滅性的權力。他的看法也都被事實所肯定，梅西亞的軍團逼迫著長官成為共犯(249 A.D.)，留下兩條路讓他選擇，要是不想死就得穿上紫袍當皇帝。在他做出決定以後，隨之而來的行動就無法避免，他指揮或者追隨軍隊到達意大利的邊界。

菲利普集結全部兵力，雖然受他提拔的競爭對手目前聲勢浩大，還是要前去迎戰，好將敵人擊退。皇帝的軍隊在數量上佔有優勢，但是叛軍全部由老兵組成，領導者指揮能力很強而且經驗豐富。菲利普在戰場被殺，也有人說是戰敗後在維羅納被處死，他的兒子和帝國裡追隨他的人員，在羅馬被禁衛軍屠殺殆盡。德西烏斯的年事已高，根本無須加以辯駁，他自己沒有野心，完全是形勢所造成，元老院和行省都非常清楚。據說他在被迫不得不接受奧古斯都的頭銜之後，曾經派出私人代表面見菲利普，說明自己的無辜和忠心耿耿，鄭重聲明等他回到意大利就會推辭皇室的尊榮，恢復過去恭順的臣民地位。德西烏斯的表白可能很誠摯，但是等到天命所歸，在這種狀況下既不容推辭，也實在難以捨棄。

德西烏斯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從事戰亂後的善後工作，進行公正的審判和各項行政事務，但他一聽見哥特人入侵，就趕到多瑙河地區平叛(250 A.D.)。這是歷史上首次提到這個偉大的民族，接踵而來就是他們粉碎羅馬人的勢力和權威，洗劫羅馬帝國的首都，統治高盧、西班牙和意大利，最讓人難以忘懷的大事就是滅亡西羅馬帝國。對於這群粗野而好戰的蠻族而言，哥特人這個名字不一定很適合，卻是最普遍被接受的稱呼。


 二、哥特人的源起及北歐的宗教信仰

哥特人征服意大利以後，在6世紀開始時，鑒於當前已經完成偉大的事業，自然會耽溺於過去的光彩和未來的榮耀之中，希望保存對祖先的記憶，好把他們的成就留給子孫永矢勿諼。拉文納宮廷的首席大臣、博學的卡西多魯斯，對哥特歷史上的征服者感到非常崇敬，於是將他們的事跡撰寫成十二卷書，現在只剩下喬南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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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寫的簡略本流傳在世。作者用最高明的手法，將這個民族的災禍和過錯略而不提，大肆宣揚成功的英勇行動，用許多亞細亞的戰利品來炫耀勝利的成果，這些其實大多是西徐亞民族的東西。蠻族僅有的記憶是從他們熱愛的古老歌謠中得來，雖然不一定正確，但可以推斷哥特人發源在斯堪的那維亞的島嶼或半島上。
[503]

 意大利的征服者確知北方極地之國是他們的故鄉，古老血緣的聯繫因為當前官員的友誼而加強，斯堪的那維亞的國王樂意放棄野蠻行為所造成的偉大事跡，情願在平靜和文雅的拉文納宮廷安享餘年。

雖然不像羅馬人那樣虛榮心旺盛，但是在北方有很多哥特人的遺跡留存下來，可以證明哥特人古老的居留地，是在越過波羅的海那片遙遠的國土。地理學家托勒密的時代，這個民族繼續保有瑞典南部，留下來的都是沒有強烈進取心的人員，最大的地區到現在還是分為東歌得蘭和西歌得蘭兩個部分。
[504]

 到了中世紀(從第9世紀到第12世紀)，基督教逐漸向北部發展，哥特人和瑞典人在同一個國家裡，成為兩個風格迥異而相互敵視的成員。
[505]

 後者佔了上風，但沒有消滅前者。滿意自己戰事成就的瑞典人，在每個時代都盛讚哥特血緣的光輝。就在對羅馬的教廷表示不滿時，查理十二很含蓄地提到，他們英勇的祖先已經打敗了世界的統治者，而他的軍隊將會更勝一籌。
[506]



11世紀快結束時，烏普薩這個瑞典人和哥特人都相當看重的小鎮，還存在著一座非常有名氣的廟宇。裡面很華麗地裝飾著大量的黃金器具，是斯堪的那維亞人在當海盜時的冒險活動中獲得，以供奉給3位主要的神祇，那就是戰神、生殖女神和雷神。
[507]

 每9年舉行一次的莊嚴祭典中，每種動物要拿9只來獻祭(除了不用人類以外)，血淋淋的屍體懸掛在廟宇旁邊的神聖樹叢上。
[508]

 這種野蠻的迷信現在還留存的唯一痕跡，保留在埃達這個神話體系之中。
[509]

 埃達是古代傳統最有價值的文物，在冰島完成編纂已有13個世紀之久，丹麥和瑞典的學者還在進行深入研究。

雖然埃達的內容非常神秘而且隱晦不明，但是就拿位階最高的神明奧丁
[510]

 來說，很容易將其分為兩種角色，那就是斯堪的那維亞最偉大的戰神和立法者。就後者這個角色來看，有點像是西方的穆罕默德，創立適合於當地天候和人民的宗教。波羅的海四周無數的部落，為奧丁無可匹敵的勇氣、滔滔不絕的雄辯和魔法術士的名聲所降服。奧丁在漫長而光輝的一生傳播英勇的信念，以自我解脫的方式來保全他那縱橫四海的英名，不願在疾病和衰老中可恥地終結一生，決定要像戰士那樣從容就義。在瑞典人和哥特人莊嚴的會議中，他在自己身上切開9處致命的傷口，匆忙離開塵世(他用垂死的聲音在最後這樣表示)，好到戰神的宮殿去赴英雄的宴會。

奧丁的居處在稱為奧斯-高特的國土，其意為「眾神的花園」。恰巧與奧斯-堡或奧斯-奧夫這個名字相似，
[511]

 就語義學看來是出於同一處地點，這樣就從杜撰的神話架構，進入歷史的系統之內，更容易讓大家接受這是真正的史實。可以把奧丁視為蠻族部落的族長，居住在梅奧蒂斯海畔。等到米特拉達梯戰敗，龐培的大軍威脅北方，要奴役他們的部族。奧丁對於這種壓迫心中憤怒不平但是無力抵抗，遂帶領他的族人從薩瑪爾提亞人在亞細亞的邊界搬到瑞典，以作為維護自由的最後根據地，用偉大的構想來形成一個宗教和一個民族，期望能在漫長的休養生息後，有能力報仇雪恥。所向無敵的哥特人以好戰的宗教狂熱武裝自己，從北極的鄰近地區成群地蜂擁而出，來懲罰欺壓人類的惡霸。
[512]



哥特人經過這麼多世代以後，只能保持起源於斯堪的那維亞模糊不清的傳統，像這樣沒有文字的蠻族，對他們遷移的時間和情況，不可能有任何確切的記錄。橫越波羅的海是很簡單而自然的舉動，瑞典居民擁有足夠數量的大型船隻，全部使用划槳，從卡爾基斯克隆納到波美拉尼亞和普魯士最近的港口，距離不過100多英里。等到踏上堅實而充滿歷史感的地面，時間上來說，早的話可能在公元前，
[513]

 晚的話到安東尼的時代。哥特人成功到達維斯杜拉河口，那是土地肥沃的行省，很久以後才建立托倫、埃爾賓、科寧斯堡和但特澤克這些商業城市。
[514]

 在哥特人的西邊，汪達爾人有大量的部落沿著奧得河，以及波美拉尼亞和梅克倫堡的海岸向外發展。他們在習性、外貌、宗教和語言上完全相似，似乎說明汪達爾人和哥特人是源於同一個偉大的民族；
[515]

 後者又可以細分為東哥特人、西哥特人和格庇德人。
[516]

 至於汪達爾人則被很明顯地區分為赫魯利人、勃艮第人和倫巴第人等不同的稱呼，開始組成很小的邦國，到了後來發展為勢力強大的君主國。


 三、哥特人的遷移行動和定居

哥特人在安東尼時代仍舊居住在普魯士，等到亞歷山大·塞維魯在位時，羅馬的達契亞行省經常受到破壞性的入侵，羅馬人已經能感受到他們的迫近。此後，大約其間有70年的中斷期，可能正是哥特人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第二次遷移。確切原因並不清楚，有很多不同的動機可能刺激沒有文字的蠻族採取行動：可能是一場瘟疫或者饑荒；要不就是打了勝仗或者吃了敗仗；也可能假借神明的指示；或者被大膽領導者的口才所說服，就足夠驅使哥特人的大軍向南方溫暖的地帶移動。此外，受到好戰宗教的影響，哥特人無論在數量還是精神上，都能勝任最艱難的冒險活動。他們使用小圓盾和短劍，在近身搏鬥中所向無敵，無條件服從世襲的國王，使得會議發揮穩定和聯合的功能
[517]

 。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聲名顯赫的阿馬拉
[518]

 ，是意大利國王狄奧多里克的十世祖，他的權力既來自列祖列宗所建立的勳跡，也來自他源於哥特民族半人半神安塞斯
[519]

 的家世。

哥特人偉大事業所建立的名聲，對日耳曼所有汪達爾國家勇敢戰士產生了激勵作用。他們之中有些是在很多年以後，才投歸哥特人旗幟下作戰的。
[520]

 最初的遷移行動將他們帶到普裡佩奇河岸，人們在古代就知道那是玻裡斯提尼斯河
[521]

 在南邊的一條支流。這條曲折蜿蜒的溪流穿過波蘭和俄羅斯的平原，為他們指引前進的方向，為數量龐大的牛群供應新鮮的水源和草地。他們順著從前沒有走過的河道，對自己的勇氣極為自信，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們前進。巴斯塔奈人和維尼第人首先出現，優秀的年輕人不論是被選中或是強迫加入，都能增加哥特軍的力量。巴斯塔奈人居住在喀爾巴阡山脈的北邊，中間有一塊面積很大而廢棄不用的土地為維尼第人所有，將巴斯塔奈人和芬蘭的野蠻區域隔開。我們大可相信，這兩個民族在馬其頓戰爭就已經出名了，後來分為波奇尼、博拉尼和卡皮幾個英勇善戰的部落，根源還是出自日耳曼人。

權威學者認為，薩爾馬提亞人的血統是來自維尼第人，而維尼第人到了中世紀開始就聞名於世。
[522]

 但是在那個位置不定的邊疆地帶，血緣關係和風俗習慣都極為混亂，會使最用心的研究人員也困惑不知所措。
[523]

 等到哥特人快要接近黑海時，遭遇了血統較純正的薩瑪提亞人，就是賈濟吉斯、阿蘭和羅克索拉尼幾個部落。他們也是第一個看到玻裡斯提尼斯河和塔內斯河
[524]

 河口的日耳曼人。要是我們調查日耳曼和薩爾馬提亞這兩個地區的人民最顯著的特點，就會發現人類之中兩個主要民族，最大差別在於一個住在固定的茅屋，而另外一個住活動帳篷；還有就是穿緊身的衣服還是穿寬大的長袍；再有娶一個妻子還是可以娶好幾個妻子；就軍事武力方面而言，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步兵還是騎兵；最大的不同在於一個是條頓語系，而另一個講的是斯拉夫語。斯拉夫語通過征戰傳播，從意大利的國界散佈到日本的鄰近地區。
[525]



哥特人現在據有烏克蘭，這片國土的幅員遼闊而且非常肥沃。可以通航的河流貫穿其間，從不同的方向流入玻裡斯提尼斯河，到處散佈著廣大而高聳的橡樹森林。有豐富的獵物和魚類，無數的蜜蜂築巢於老樹的空干裡以及岩石的洞穴中，這些在混亂的年代也是有價值的商品。還有大量的牛群、氣溫適宜的天候、每種穀類都能種植的土壤，以及生長極為繁茂的植物，顯示出自然界蓬勃的生機，可以誘使人們辛勤工作。
[526]

 但是哥特人對這些無動於衷，仍舊過著怠惰、貧窮和掠奪的生活。


 四、蠻族入侵及德西烏斯的因應之道(250—251 A.D.)

遊牧的西徐亞族向東方移動，與哥特人新的居留區為鄰，雙方的戰事毫無意義，即使在機緣巧合下獲得了勝利，也無利可圖。但可以想像得到的是，羅馬人的區域有更大的誘惑力，達契亞的田地有豐收的穀物，辛勤的民族用雙手播種，好戰的民族可坐享其成。當年圖拉真征服此地，完全基於國家的尊榮而並無實際利益，後繼諸帝可能保持這種看法，遂削弱帝國在這裡的實力。達契亞是新成立且人煙稀少的行省，沒有強大的力量可阻止蠻族入侵，財富也無法滿足他們貪婪的胃口。只要把遙遠的德涅斯特河岸當成羅馬人權力的邊界，下多瑙河地區的防線就可輕鬆防守，梅西亞的人民因此過著毫無警覺的生活，他們盲目地認為，蠻族離他們很遙遠，很難進入他們的地區。

等菲利普在位時，發生哥特人入寇事件，梅西亞人才知道自己犯下了多大錯誤。這個凶狠民族的領袖帶著藐視的態度，橫過整個達契亞行省。在跨越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時，沒有遭到任何能夠妨礙他們行程的敵對力量。紀律鬆弛的羅馬部隊放棄最重要的據點，原來駐守的人員害怕受到懲罰，大批投效到哥特人的旗幟下。最後，數量龐大的蠻族出現在馬西亞諾波裡斯的城牆前。此城市是圖拉真所建，用他姐姐的名字以示對她的尊敬，同時也是梅西亞的首府。
[527]

 居民同意支付一大筆錢，以贖回生命和財產，讓入侵者退回他們的地盤。第一次用軍隊對付富裕而衰弱的國家獲得成功，使哥特人極為興奮但並不滿足。哥特國王尼瓦率領強大的兵力再次越過多瑙河的消息，很快傳到德西烏斯皇帝耳中。部隊已分散開來襲擾梅西亞全境，軍隊主力包括7萬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所到之處無人敢攖其鋒銳，需要羅馬皇帝率領大軍御駕親征。

德西烏斯察知哥特人到達亞特魯斯河時，尼科波裡斯已發生戰事(250 A.D.)，圖拉真在此留下很多戰勝紀念物。
[528]

 他向前推進時，哥特人解圍而去，計劃奪取更重要的地點，於是圍攻色雷斯的菲利普波裡斯，此城市是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所建，位於海姆斯山脈下方。
[529]

 德西烏斯下令急行軍，追隨敵軍通過這片崎嶇難行的國土。當他認為離哥特人的後衛還有相當距離時，尼瓦卻迅速回轉打擊尾隨的追兵。羅馬人營地遭到奇襲，皇帝在一大群半武裝蠻族部隊追趕下，第一次狼狽而逃。菲利普波裡斯經一陣抵抗後，因缺乏外援而被攻破，這座大城慘遭劫掠，據稱有10萬人被屠殺，還有更多俘虜成為待價而沽的戰利品。先帝菲利普皇帝的弟弟普裡斯庫斯恥於用皇室身份乞求蠻族仇敵的保護。不過，由於哥特人把時間耗在冗長的圍城上，使德西烏斯的士氣得以恢復，立刻整頓軍紀，徵召更多兵員。他的部隊截獲幾批卡皮人和其他日耳曼人，他們都想趕到老鄉那裡分一杯羹。
[530]

 他派出勇敢而忠誠的軍官負責據守山嶺隘道，
[531]

 修復和增強多瑙河的據點工事，防範哥特人向前擴張或撤退。他受到運道好轉的激勵，焦急等待機會，要發出致命和決定性的一擊，來恢復自己和羅馬軍隊的榮譽。

當德西烏斯在蠻族入侵的風暴中極力奮鬥，他的心情並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還能夠平靜地考量更重大的問題，那就是從安東尼時代以後，大家一致認為偉大的羅馬已經在衰退。他立即覺察到，要是不能恢復公眾的美德、古老的原則、樸實的習俗和法律的尊嚴，羅馬的偉大就無法在不朽基礎之上重建。他要推動這個崇高而困難的計劃，決定首先恢復監察官這個已廢除的官職。這個官位要是沒有受到歷任愷撒的篡奪和忽略，
[532]

 保持從創始就有的正直廉明，對於國家的永續發展會有相當大的貢獻。
[533]

 他經過仔細的推敲，認為君王會基於私心而授予權力，但是要讓人民保持尊敬，必須建立權威，所以他出於元老院大公無私的精神建議選舉監察官。瓦萊裡安在一致同意之下，受到元老院的歡呼，獲得這個最榮譽的職位。他雖然在後來成為皇帝，現在卻在德西烏斯的軍隊中服務，而且表現極為卓越。

等到元老院的敕令送到皇帝手中(公元251年10月27日)，他正在營地召開會議。監察官就任儀式開始前，他認為瓦萊裡安出任這個艱巨而重要的職位，是元老院最佳的選擇。這個君王對他所欽佩的臣民說道：

祝賀瓦萊裡安!祝賀元老院和羅馬共和國的批准!請接受監察官的職位，來判定我們的言行舉止!你將要挑選值得繼續擔任元老院的議員，你將恢復騎士階層在古代光輝的地位，你將改進稅收的狀況並且能調和公眾的負擔，你將要對形形色色的公民區分出合於規定的層級，你將要確實考察羅馬的軍事實力、政府財務、官員操守和國家資源。你的決定必能獲得法律的力量做後盾，無論是軍隊、宮廷、法院和帝國的官員都要遵守你的裁決。除了在職的執政官
[534]

 、羅馬的郡守、神聖的國王和最年長的灶神處女(她要保持不容侵犯的貞操)外，沒人能夠免除這種責任。就是這少數幾位，雖然不必畏懼這種嚴格的要求，但對羅馬的監察官要保持最大的尊敬。

一個官員並不是帝國的共治者，而被授予這樣廣泛的權力，
[535]

 瓦萊裡安很怕自己被擢升至高位的結果是帶來嫉妒和猜疑。他非常謙虛地提到他有很多缺失，不足以擔任這個重要的職位﹔他也極具技巧性地暗示，監察官事關帝王的尊榮，一個臣民微弱的能力無法負起這樣的重責大任。接踵而來的戰事使得這個不切實際的構想中斷，免除了瓦萊裡安的危險，也不會讓德西烏斯感到失望，而這也是必然要遭到的後果。監察官可以用來維持國家的道德水平，但絕不可能恢復已經喪失的操守規範。僅靠一位官員執行他的權力，不僅毫無效果也發生不了作用，除非民眾的心目中很快感覺到榮譽和德行的重要，如此在尊重公眾的意見的前提下，才能革除墮落的習俗。在那個基本原則已經消失的時代，監察官的審判權力成為充場面的擺飾，或者成為帶有偏見的濫權機構。
[536]

 就羅馬人而言，比起根除公眾的惡行，征服哥特人要容易多了，但就在走出第一步時，德西烏斯就隨著他的部隊全軍覆滅。

從當前的情勢看來，哥特人不是被圍困就是受到羅馬軍隊的追擊，部隊的精英在菲利普波裡斯的長期圍城作戰中消耗殆盡，羅掘俱窮的行省無法提供給養，用來維持數量龐大而且任意浪費的蠻子。哥特人陷入這樣的困境，情願放棄所有的戰利品和俘虜，用來買通羅馬人，給他們一條不受阻礙的安全退路。但是皇帝認為穩操勝券，決心要嚴懲這些入侵的匪盜，用殺雞儆猴的手段讓北方的蠻族知道厲害，拒絕聽取任何調停的意見。心高氣傲的蠻族則寧願戰死也不願當奴隸。德裡布隆尼場是梅西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
[537]

 成為這次會戰的戰場。哥特人的軍隊列陣時成三線配置，不知是有意的選擇還是意外的安排，第三線的前面有塊沼地當作掩護。德西烏斯的兒子是個前途無量的青年，正要準備接受紫袍的尊榮，在作戰行動開始時，就在傷心老父的眼前被箭矢射死。這位堅毅剛強的皇帝忍住悲痛，大聲向驚慌的部隊宣佈，他喪失一個兒子對共和國而言，算不了一回事。
[538]

 雙方的戰鬥真是慘烈無比，在悲憤和震怒的氣勢下要拚個你死我活，哥特人的第一線終於被擊潰，第二線繼續接戰還是遭到同樣的下場。這時只有第三線保持完整，準備在沼地的通道上對貪功冒進的敵軍做最後的抵抗。

現在運氣轉壞了，一切都對羅馬人不利，到處是很深的淤泥，讓人站不穩，想前進就會滑倒。他們全是重裝，在深水裡無法拿起沉重的標槍並投出去。但蠻族習慣在沼澤地區作戰，身材高大而且用的矛比較長，可以投到很遠的地方殺傷敵人。
[539]



羅馬軍隊在沼地的作戰成為無望的掙扎，最後失敗已成定局，就連皇帝的屍體都沒有找到。享年50歲的德西烏斯
[540]

 是位有成就的皇帝，戰時主動負責，平時和藹可親，他和他的兒子無論在生前死後，都配得上古代最光榮的令名。
[541]




 五、加盧斯喪權辱國及埃米利安努斯旋起旋滅(251—253 A.D.)

素來氣勢凌人的軍團受到致命的打擊以後收斂不少，耐心等待元老院推舉皇位的繼承人，收到敕令後非常恭謹地表示服從。大家為了追念德西烏斯為國捐軀，要把皇帝的頭銜授予倖免於難的兒子霍斯提利阿努斯(公元251年12月)。但是在元老院還有一批議員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他們屬意於經驗豐富而又能力高強的加盧斯，認為只有他才能保衛滿目瘡痍的帝國。新登基的皇帝首先關心的事情，就是要把伊利裡亞幾個行省從勝利的哥特人鐵騎的蹂躪下解救出來(252 A.D.)。他同意對方保留入侵所獲得的豐碩成果，不僅是數量龐大的戰利品，還有更羞辱人的東西，就是一大群階級和職位都很高的俘虜。他給敵人的營地供應各種用品，讓他們盡量感到方便以安撫暴烈的脾氣，產生樂於離開的意願，甚至答應每年付給他們大量黃金，條件是以後不再入侵蹂躪羅馬的國土。

羅馬在西庇阿時代，
[542]

 國王們在懇求共和國給予保護以後，就會收到一些象徵性的禮物。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王也以能夠親自接受為榮。這些東西不外乎是一個象牙座椅、一件紫色的粗製長袍、一個並不考究的銀盤或是一些銅幣。
[543]

 等到各國的財富集中到羅馬以後，皇帝為了表示他的偉大，或者是基於政策的需要，對於他的盟國經常做出慷慨大方的舉動，可以使蠻族免於貧窮。他們建立功勳以獲得榮耀，保持對羅馬的忠誠以獲得酬勞。這些自願發給的獎賞，大家都瞭解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基於羅馬人的慷慨和友情。這些禮物和津貼會分配給友邦和屬國來負擔，有時也會遭到拒絕，說這會使他們負債太多。但是訂立契約每年支付金額給戰勝的敵國，這就是可恥的貢金，而且無法加以掩飾。在羅馬人的心目中，與蠻族的部落簽訂不平等的法律文件，是大家不能接受的喪權辱國行為。原先之所以推舉這位皇帝即位是為了拯救國家，現在變成大眾輕視和嫌惡的對象。雖然霍斯提利阿努斯是死於猖獗的瘟疫，但眾人也把這筆賬算在他的頭上，就連前位皇帝死於非命，他們也懷疑是這位可恨的繼承人提出有利哥特人的意見所致。
[544]

 在他當政的第一年，帝國還能保持平靜無事的狀態。
[545]

 但是民眾的不滿並沒有緩和下去，等到不再憂慮發生戰事的和平時期，恥辱的感受就愈來愈深。

羅馬人發現他們犧牲榮譽，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安寧，於是怒氣衝天火冒三丈。等到帝國的財富和衰弱的狀況毫無保留地展露在世人眼前，一大群新到的蠻族受到成功者的激勵，也不像他們的同族要受義務的約束，很快進入伊利裡亞各行省大肆燒殺掠奪，這種恐怖的行動已經及於羅馬的門戶(253 A.D.)。帝國的防衛看來好像被懦弱的皇帝所放棄，現在就由潘諾尼亞和梅西亞的總督埃米利安努斯負起這個責任，他重組潰散的軍隊，激勵部隊低落的士氣。蠻族遭到出其不意的攻擊，很多人被俘虜，其餘被趕出多瑙河地區。這位勝利的領袖截回貢金，當作賞賜分給大家，於是歡呼的士兵就在戰場擁立他稱帝。加盧斯根本不關心國家的福祉，放縱自己在意大利過著愉快的日子，幾乎同時傳來充滿野心的部將叛變成功及迅速進軍的消息，於是他率軍前往斯波萊托平原
[546]

 迎戰。當兩軍相望，加盧斯的士兵見到對手是如此光榮，對比在這個皇帝的指揮下所感受的羞恥，不禁對英勇的埃米利安努斯生出敬仰之心，再加上對方要厚賞反正的人員，他們為此慷慨的行為所吸引，於是加盧斯和他的兒子沃盧西阿努斯被自己人殺害，內戰也因此結束。元老院對勝利者的權利給予合法承認(公元253年5月)，埃米利安努斯在致元老院的信函中，表現出混合著謙恭和自負的心態。他保證在國內事務方面要聽從他們明智的意見，對於手下將領的素質也感到滿意，並要在短期內重建羅馬的聲威，把帝國從北邊和東邊的蠻族手中解救出來。他的雄心壯志被諂媚的元老院所讚許，從現存的獎章上，可以看到「勝利的力士」和「復仇的戰神」等封號。

新即位的君主即使真有能力去踐行美好的諾言，依然需要足夠的時間，然而從他勝利到滅亡還不到4個月。雖然埃米利安努斯剷除了加盧斯，但是遭到比加盧斯更強有力的對手而難逃一死。瓦萊裡安奉那位不幸皇帝的命令，要他把高盧和日耳曼的軍團
[547]

 帶過來給予援助。瓦萊裡安非常熱心而且忠誠地執行這項任務，等他來救助君主時已經太遲，於是決心採取報仇的行動(公元253年8月)。埃米利安努斯的部隊仍舊在斯波萊托平原紮營，對瓦萊裡安那種剛正不可侵犯的性格感到敬畏，當然更怕的是他兵力上的優勢，何況他們已喪失憲法原則的保護。埃米利安努斯擁立加盧斯為帝，現在手上沾滿先帝的鮮血，擔下弒君的罪名，讓瓦萊裡安獲得莫大的好處。瓦萊裡安經過一場內戰取得帝位，在動亂年代獲得無瑕的聲名是罕見的事，更無須對被廢的前任有任何感激或忠誠可言。


 六、瓦萊裡安面對蠻族入侵的危局(253—268 A.D.)

瓦萊裡安穿上紫袍時已將近60歲。
[548]

 他能登基並非民眾的推選，也非軍隊的擁戴，而是羅馬世界共同的願望。在他逐步獲得國家榮譽步步高陞時，完全無愧於仁德君主對他的垂愛，他還自稱是僭主和暴君的仇敵。
[549]

 他出身貴族世家，為人溫和有禮，憑著淵博的學識、審慎的言行和豐富的經驗，獲得元老院和人民的尊敬。要是人類能夠自行決定誰當主子，相信會一致公推瓦萊裡安做大家長(這是古代一位作者的看法)。
[550]

 也許他的實際才能德行與聲名不符，或許他年老精力不濟，出現懶散和怠惰的狀況，所以他決定在衰老之際找個年輕力壯的同僚，與他一起共商國是，
[551]

 時機的緊迫使他需要一位將領更甚於一位儲君。

他曾經出任過羅馬監察官，有知人之明，大可以拿紫袍作為軍事功勳的獎賞。但是他放棄了可以鞏固政權、激勵人心的正確選擇，基於親情和自私的打算，把最高的職位頒給他的兒子伽利埃努斯。這個年輕人的短處是缺乏男子氣概，一個由於一直默默無聞而將自己的罪惡行徑隱藏起來的青年。父子共同統治7年，伽利埃努斯繼續獨當一面約8年之久(253—268 A.D.)，但整個期間可說是動亂和災難不斷。羅馬帝國處於內憂外患、四面楚歌的苦境，受到國外侵略者盲目瘋狂的攻擊，加上國內王座篡奪者蠢蠢欲動的野心，真是國脈危如懸絲。我們並不打算追本探源追查事件始末，找出禍亂的發展途徑，但在瓦萊裡安和伽利埃努斯當政這段期間，羅馬最危險的敵人依序是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哥特人和波斯人。除此以外，還會涉及一些名不見經傳部落的入侵行動，提到他們生疏而怪僻的姓氏，只會對讀者造成不必要的負擔和干擾而已。


 七、法蘭克人的結盟與入侵行動

法蘭克人的後裔構成了歐洲幅員遼闊、文明開化的國家。為探索他們那沒有文字記錄的祖先，人們真是絞盡腦汁，除了可信的傳說，還有各種不同的臆測。凡是有可能發現此民族的來源的每條線索都經過深入的研究，每處地點都經過仔細的調查。潘諾尼亞、高盧和日耳曼北部，
[552]

 都可能是這群聚集的戰士最早的發源地。後來，學者終於摒棄了過於理想的觀點，那就是征服者的遷移作用，而接受更簡單、更可信的設想。他們認為在公元240年前後，原來居住在下萊茵河和威悉河的部落，用法蘭克人的名號組成新聯盟，就是現在的威斯特伐利亞地區，包括黑森伯爵的領地以及不倫瑞克和呂訥堡的封邑在內。
[553]

 這裡在古代是喬西人的居留地，憑借無法通行的沼澤區，公然反抗羅馬軍隊；
[554]

 還有切魯西人以阿爾米紐斯的名聲而感到自豪；也要把卡蒂族算上去，他們因勇猛無畏的步兵而所向無敵，此外還有幾個不出名的部落也住在那裡。

日耳曼人的主要個性就是熱愛自由，享受奔放無羈的生活是他們最大的財富。他們問心無愧，也確實在盡力護衛著法蘭克人或自由人的光榮名號，雖然這名號只是掩蓋住了，卻沒有完全消除聯盟中各個邦國本來的名字。
[555]

 基於彼此的默認和相互利益，他們制定了第一部聯盟法則，再以習慣和經驗慢慢予以加強。法蘭克聯盟與海爾維第亞共同體
[556]

 頗有相似之處，參加的每個州保留本身的獨立主權，一起商議共同的問題，不承認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領導權威，也不接受派出代表參與的會議有任何約束他們的力量。但這兩個聯盟的運用原則極為不同：瑞士基於明智和真誠的政策指導，已經獲得200年的和平；但是法蘭克人具有猜忌多變的心性、放縱掠奪的貪慾以及破壞條約的習氣，構成可恥而狡猾的性格特色。

對於下日耳曼人民奮不顧身的英勇精神，羅馬人早已有所領教，現在這些力量聯合起來，就直接威脅到高盧地區。帝國將要面對無法抗拒的入侵行動，需要儲君和皇帝的同僚伽利埃努斯親自率軍進駐。當這位國君帶著年幼的兒子薩洛尼烏斯，在特裡夫的宮廷展露出皇家的威嚴排場時，他的軍隊正接受波斯蒂尤默斯英明的指揮。這位將領雖然後來背叛瓦萊裡安家族，現在可是忠心耿耿地捍衛著國家最大利益。語焉不詳的頌辭和獎章隱約宣告了一連串的勝利，戰勝紀念物和頭銜可以證明(要是這證明算數的話)波斯蒂尤默斯建立很大的名聲，後來一再被稱為「最偉大的日耳曼征服者和高盧的救星」。
[557]



但是，僅有的一件我們所知的簡單的事實，就可以一舉抹殺那些浪得虛名、粉飾過當的紀念物。萊茵河雖然被尊為行省的屏障，在法蘭克人氣勢勇猛的大舉進攻之下，卻無法發揮阻絕的作用。破壞性活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越過河流直達比利牛斯山的山腳，他們的行動並沒因此而停止下來。過去從未受到外來威脅的西班牙，完全無法抵擋日耳曼人的入侵。在這12年當中，伽利埃努斯統治的大部分富庶的國土，淪為強弱懸殊、一片焦土的戰場。塔拉戈納是平靜行省裡繁榮的首府，遭到掠奪以後幾乎完全毀滅，甚至到5世紀奧羅修斯那個年代，他在作品裡提到這個巨大城市的廢墟之中，依然點綴著殘破不堪的村舍，訴說著蠻族的凶狠殘暴。
[558]

 等到這片被搜刮一空的鄉土沒有物品可供搶劫，法蘭克人就在西班牙的港口捕獲一些船隻，
[559]

 開往毛裡塔尼亞地區。這些憤怒的蠻族給遙遠的行省帶來極大的驚惶，彷彿自另一個世界從天而降，因為他們的名字稱呼、生活習慣和容貌舉止，對阿非利加海岸的居民來說完全陌生，也從來沒有人提到過。


 八、阿勒曼尼人進犯高盧和意大利(253—268 A.D.)

易北河邊的上薩克森地區，現稱為盧薩斯侯爵領地，
[560]

 在古代有片隱秘森林，是斯威弗人可怕的祭祀地點。
[561]

 任何人想進入這塊聖地，必須四肢趴伏在地，公開宣示相信這位統治一切的神靈﹔獻身部族的精神也和宗教儀式的供奉犧牲一樣，將森農森林裝點得更為神聖。一般認為此地是這個民族的誕生地，在某個特定時期，凡是以斯威弗血統為榮的部落，都會派遣使者前往聚會。經過狂野儀式和活人獻祭，更能加深大家同源同種的印象。從奧得河到多瑙河，廣大的日耳曼內陸地區，都是奉斯威弗族為名的群眾。他們和其他日耳曼人最大的不同是留著長髮，在頭頂挽成粗糙的髮髻，這是他們最喜愛的裝飾，可讓他們在敵人眼中顯得高大而可怕。日耳曼人熱衷於善戰威名，都自稱是超凡勇猛的斯威弗人。像以前烏西皮特人和滕克特裡族兩個部落，集結大軍與有獨裁官之尊的愷撒接戰，戰敗後最後自己宣稱，愷撒的軍隊連不朽的神明都無法匹敵，從他面前逃走根本不算恥辱。
[562]



卡拉卡拉皇帝在位時，眾多斯威弗人出現在美因河畔，此處已接近羅馬行省，目的是找尋食物，看有無劫掠的機會，再就是獲得戰勝的榮譽。在倉促狀況下自願組成的軍隊，慢慢聚合成巨大而恆久的民族。因為有很多不同的部落加入，於是便取名為阿勒曼尼，意思是「全體人員」，用來表示雖然有不同的來源，但是都一樣的勇敢，
[563]

 關於後面這點特性，在緊接而來的入侵作戰中，羅馬人已經完全領教。阿勒曼尼人主要是在馬背上戰鬥，但是在騎兵裡混雜著輕步兵，更能發揮威力。這些輕步兵選自勇敢而又靈巧的青年，經過長期的訓練之後，全部都能伴隨著騎士做長途行軍、迅速衝鋒和緊急撤退。
[564]



這群黷武好戰的日耳曼人，過去見到亞歷山大·塞維魯對作戰有充分的準備，感到非常驚奇。後來又面對一個繼承人，是和他們一樣勇敢和凶狠的蠻子，所率領的軍隊也讓他們驚魂喪膽。但是，由於他們不斷在帝國的邊疆徘徊逗留，等到德西烏斯死後，這些地區的混亂情勢更為加劇了。他們使高盧幾個富庶的行省遭受嚴重的損害，也首次戳破意大利虛張聲勢的假面具。一大群阿勒曼尼人渡過多瑙河，穿越雷提亞的阿爾卑斯山，進入倫巴第平原直抵拉文納，幾乎就在羅馬城的視野之內，高揚蠻族勝利的旗幟。元老院感受到侮辱和危險，大家的心頭點燃古老美德的火花。兩個皇帝都在遠方指揮戰爭，瓦萊裡安在東部，而伽利埃努斯在萊茵河，所有的希望和措施都要靠羅馬人自己想辦法。在這個生死存亡之際，元老院的議員負起保衛共和國的重責大任，抽調留守首都的禁衛軍，再從平民中徵召願意服役的健壯青年，用來填補兵員的不足。阿勒曼尼人見到一支人數更多的軍隊突然出現，在大為驚懼的狀況下，滿載擄掠的戰利品，退回日耳曼人的地區。就不諳戰鬥的羅馬人來說，這是一場至為難得的勝利。

當伽利埃努斯接到消息，說他的首都從野蠻人手裡獲得解救， 他並不感到欣慰，卻對元老院的勇氣感到驚愕，生怕有一天他們像對付外來侵略者那樣，從國內的暴政中解救整個共和國。他那種膽小怯懦又忘恩負義的心理，臣民看得一清二楚。他發佈詔書禁止議員參加軍事訓練活動，甚至不准他們接近軍團營地。但是這種發自內心的恐懼感，除了暴露自己的短處，實在沒有任何道理可言。富有的貴族還是過著奢侈的生活，很高興能恢復自己懶散的天性，毫不為忤地欣然接受那種不讓他們參加軍事活動的侮辱性命令。只要能夠充分享受自己的浴場、劇院和莊園，他們非常樂意把關係帝國安危的重大事務，交到農民和軍人粗糙的雙手之中。

有位羅馬帝國晚期作家，提到阿勒曼尼人另一次入侵，事態更是嚴重萬分，但帝國獲得更大光榮。據說在米蘭附近的會戰中，伽利埃努斯親自率領1萬羅馬人，擊潰30萬的敵人。不過，我們可將這難以置信的勝利，歸之於歷史學家不重證據的輕信傳言，或是皇帝手下將領過分地誇大戰果。伽利埃努斯竭力保護意大利不受日耳曼人侵犯，卻完全運用另外一種性質的武器，他娶馬科曼國王的女兒琵琶為妻。馬科曼族是斯威弗人的部落，經常和阿勒曼尼人混合在一起，從事戰爭和征服行動。
[565]

 伽利埃努斯允許她的父親在潘諾尼亞保留很大的居住區，當作聯盟的代價。她那不加粉飾的天生麗質，使得見異思遷的皇帝把寵愛集中在蠻族少女身上，政策上的聯合也由於愛情的綵帶而更加牢固。但是傲慢的羅馬人心中充滿偏見，把羅馬公民和蠻族聯姻視為褻瀆的行為，拒絕承認她的合法地位，同時對這位日耳曼公主加上「伽利埃努斯的侍妾」這種侮辱性稱號。


 九、哥特人的前兩次海上遠征(253—268 A.D.)

我們已追述哥特人從斯堪的那維亞，至少也是從普魯士向玻裡斯提尼斯河口遷移的狀況，接著就追隨勝利軍隊從玻裡斯提尼斯河打到多瑙河。在瓦萊裡安和伽利埃努斯的統治下，多瑙河所形成的邊疆，不停受到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入侵騷擾，但羅馬人的防禦不僅堅定且非常成功。那些戰火不斷的行省還能給羅馬軍隊提供毫不衰竭的兵源，而且在伊利裡亞的農民中，出現不只一位能夠保持地位和展示才華的將領。雖然蠻族的鐵騎經常在多瑙河兩岸徘徊進出，有時還會深入意大利和馬其頓的邊界，皇帝派出的將領卻總能阻止他們的前進，或者切斷他們的退路。然而，哥特人敵意的激流卻轉向完全不同的通道。他們在烏克蘭找到新的居留地，立刻就成為黑海北部海岸的主人。在這個內海的南邊，分佈著小亞細亞幾個弱小而富庶的行省，擁有一切讓蠻族征服者入侵的條件，而且毫無抵抗的能力。

玻裡斯提尼斯河岸離克里米亞半島狹窄的入口
[566]

 僅有60英里遠。這個半島在古代被稱為克爾松涅斯·陶裡卡，歐裡庇德斯
[567]

 以絕妙的藝術手法，美化古代故事，寫出無比動人的悲劇，
[568]

 有部分場面就發生在這個荒涼不毛的海岸。狄安娜血腥的犧牲，奧列斯特
[569]

 和皮拉德斯的到來，以及美德和宗教對抗野蠻和凶殘所贏得的勝利，全都有助於表明歷史事實。那個半島上面原始的居民陶裡人，逐漸與海邊定居的希臘殖民區相互交往後，野蠻的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改變。

博斯普魯斯王國的首都位於海峽上，通過梅奧蒂斯海
[570]

 將自己和黑海連接一起。這個小國由已退化的希臘人和半開化的野蠻人組成，從伯羅奔尼撒戰爭
[571]

 起就是獨立的國家，最後卻被有野心的米特拉達梯所吞併，結果連同剩餘的領土都落在屯有重兵的羅馬人手中。從奧古斯都當政開始，
[572]

 博斯普魯斯國王的地位雖然不高，但也不是沒有用的同盟。他們運用送禮、用兵及在地峽上修築一道輕便的工事，有效抵擋住薩爾馬提亞人出沒無常的剽掠。這個國家就是一條通道，位置適中又有方便的港口，可用來控制黑海。
[573]

 只要國王的權杖能夠正常地代代相傳，他們都會忠實而有效地執行這項重要的職責。不幸國內發生傾軋，出身卑微的篡位者為了攫取空虛的王座，出於恐懼或者要謀取私利，允許哥特人進入博斯普魯斯的心臟地區。

征服者在獲得大片久已廢棄的肥沃平原之後，又能夠控制一支海上部隊，可以將軍隊運到亞細亞的海岸。那些用來航行在黑海的船隻構造非常奇特，完全是用木材拼裝成的輕便平底船，全船沒有用一根鐵釘，暴風雨將至時，經常會蓋上一個斜屋頂。哥特人在這種漂浮的房屋裡，毫不在意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深不可測的大海。船隻由一些忠誠和技術都很可疑、被強迫來服役的水手所駕駛。但是搶劫的渴望驅散所有對危險的恐懼，天生無所畏懼的性格在內心產生更為理性的信念，根本就將航海的知識和經驗棄之不顧。具有無畏精神的戰士，經常抱怨他們的嚮導太過於怯懦，得不到風平浪靜的保證，就絕不冒險啟航，同時在任何狀況下也不願將船駛出陸地視線之外。所有這些，至少看來像是現代土耳其人的做法，很可能在航海技術方面，不見得比古代博斯普魯斯的居民要高明多少。

哥特人的艦隊沿著左邊的塞卡西亞海岸前進，第一次出現在羅馬行省最遙遠的城市前面。皮提烏斯
[574]

 有很便利的港口和防備森嚴的城牆，以致入侵者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頑強抵抗。照理少數守備部隊衛戍的偏遠據點不應如此，結果哥特人被擊退，使得人們對這群蠻族的畏懼之心少了幾分。就是因為有蘇克西阿努斯這樣能力出眾的高階官員，防守著這一帶的邊疆，使得哥特人一切的努力毫無作為。但是，等到蘇克阿西努斯被瓦萊裡安調到地位更高但卻無法發揮作用的職務以後，哥特人又開始對皮提烏斯發起攻擊，最後毀滅了那座城市，洗刷掉過去的恥辱。

環繞黑海水域，在東邊從皮提烏斯到特雷比藏德的航程是300英里。
[575]

 哥特人所走的路線，使他們可以看見科爾基斯的國土，此地因阿爾戈英雄號的遠征而聞名於世
[576]

 。他們原來打算要搶劫位於發西斯河口一座富有的神廟，但是沒有得手。特雷比藏德是古老的希臘殖民地，從萬人大撤退那個時候起就享有盛名，由於哈德良皇帝的慷慨，在缺乏天然海灣的荒涼海岸，修築一個人工的港口，
[577]

 因而獲得財富和榮耀。這座城市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圍繞著雙重的城牆，看來可以抵擋哥特人無情的進攻，而且除了正規的守備部隊，還駐紮了1萬援軍予以加強防務。但是，再有利的條件也無法彌補紀律鬆弛和警戒懈怠的缺失。特雷比藏德聲勢浩大的守軍，整天只知飲酒作樂，誰也無心守備那難以攻破的防禦工事。

哥特人很快發現被圍部隊疏於防備的狀況，他們高高堆起大束柴把，在靜寂的深夜裡，戰士手裡拿著刀劍爬上城牆，進入無人守備的城市，對人民展開一場大屠殺。驚惶的士兵從另一邊的城門逃走。最神聖的廟宇連同富麗堂皇的建築物，全部遭到毀滅，落在哥特人手中的戰利品真是多得驚人，因為鄰近地區將特雷比藏德看成安全地點，都把財物存放在這裡。他們捕獲的俘虜更是無計其數，勝利的蠻族穿過本都這個廣闊的行省，
[578]

 一路未遭到任何抵抗。在特雷比藏德掠奪的戰利品，裝滿在港口搜捕到的一支龐大的船隊，從海岸抓到的強壯的青年用鏈條鎖起來擔任划槳手。哥特人對第一次海上遠征的成就感到十分滿意，興高采烈回到他們在博斯普魯斯王國新建的居留地。

哥特人第二次遠征的人數和船隻都增加不少，不過他們另外選擇了一條路線，避開已被洗劫一空的本都行省，沿著黑海西岸前進，越過玻裡斯提尼斯河、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廣闊的河口，一路上捕獲大量漁船以壯大艦隊的聲勢，向著分隔歐、亞兩洲，黑海注入地中海的狹窄通道迅速接近。卡爾西頓的守備部隊原來駐防在朱庇特·烏利烏斯神廟附近，一處可以控制海峽進口的岬角上，由於守軍的數量超過哥特人的軍隊，所以根本不必畏懼蠻族的入侵。但是他們也只是在數量上佔優勢而已，竟在慌張的狀況下棄守有利的位置，輕易地讓武器和錢財儲存最豐富的卡爾西頓落在征服者的手中。就在蠻族遲疑不決，不知究竟是走海路還是陸路，到歐洲還是到亞洲尋找戰機時，有個叛逃的內奸向他們提供情報，指出尼科米底亞曾經是比提尼亞的首府，非常富裕而且易於奪取，從卡爾西頓的營地前往只有60英里。他在前面當嚮導指引毫無抵抗的攻擊，然後分得部分戰利品。哥特人已經學會如何酬勞敵方的叛徒，雖然他們對這種事感到很厭惡。尼斯、普魯薩、阿帕米亞和基烏斯這些城市，
[579]

 繁榮的程度與尼科米底亞不相上下，但也全都陷入災難之中。整個比提尼亞行省在幾周內慘遭蹂躪。柔弱的亞細亞居民已經享受了300年的和平生活，已完全喪失武備的訓練，忘卻危險的恐懼，老舊城牆崩塌卻不修繕，富庶的稅收全用來興建浴場、廟宇和劇院。

基齊庫斯這個城市之所以能夠抵擋米特拉達梯的全面圍攻，
[580]

 就是靠著明智的作戰法則，一支有200艘作戰船隻的艦隊和3個裝滿武器、投射器具和糧食的倉庫。此地現在仍舊是財富和奢侈品的集散地，但是除了地勢險要以外，古代的實力已不復存在。城市坐落在普羅蓬提斯海的小島上，有兩座橋樑與亞細亞的陸地相連接。哥特人在新近掠奪普魯薩以後，決定要將這座城市摧毀，進軍至不到18英里的地方，突然出現偶發的狀況，使得基齊庫斯暫時逃脫被毀的命運。當時正是多雨的季節，阿波羅尼湖是奧林匹克山所有山泉的貯水庫，已經漲到相當的高度。有條名叫林達庫斯的小河的源頭就是那個大湖，忽然變成一道寬闊的激流，阻止哥特人前進。

他們從海濱城市赫拉克利亞撤退，可能是艦隊停泊在那裡，到處是裝滿財物連綿不斷的車隊，後面是尼斯和尼科米底亞被縱火燃燒發出的熊熊火光。有些很含糊的記載，說是他們經過一場戰鬥被迫退走。
[581]

 但是即使獲得完全的勝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因為秋分馬上來到，迫使他們盡快趕回去。要是在9月以後和5月以前還在黑海航行，就是現代的土耳其人也會肯定地表示，這是最輕率和最愚蠢的行為。


 十、哥特人第三次遠征蹂躪希臘(253—268 A.D.)

當我們聽說哥特人在博斯普魯斯的各個港口，所編組的第三支艦隊共有500艘帆船時，
[582]

 必然會很快算出總兵力。學識淵博的斯特拉博明確告訴我們，本都和小西徐亞蠻族所使用的海盜船，每艘只能裝載25—30人，因此可以很肯定地說，這次強大的遠征所能運送的戰士，最多不過1.5萬人而已。這次入侵行動不限於黑海地區，要把毀滅的路線從辛梅裡安航向色雷斯岸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當他們幾乎到達海峽中途，突然又被浪潮推回到入口處。等到第二天刮起順風，幾個小時之內就將他們帶到像湖一樣平靜的普羅蓬提斯海面，登陸到基齊庫斯小島上去，立即使得古老而高貴的城市遭受摧毀。從那裡再穿過赫勒斯滂海峽的狹窄通道，接著在散佈眾多島嶼的愛琴海上蜿蜒曲折地向前航行。在俘虜和逃兵的幫助下，可以掌握船隻的航行方向，指導對希臘海岸以及亞洲海岸的各種襲擊行動。

最後，哥特人的艦隊在比雷埃夫斯港下錨，離雅典城只有5英里。這時雅典正在著手各項準備工作，以便進行堅強的抵抗。克萊奧達姆斯是個工程師，奉皇帝的命令前來加強海岸城市的防守能力，對抗哥特人的入侵。他已開始修復自蘇拉以來任其倒塌的古代城牆，但他的技術沒有達成預期的效果，那些蠻族很快就變成了文學和藝術發源地的主人。然而就在征服者盡情掠奪和狂歡時，他們的艦隊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只有很少的兵力守衛，受到英勇的德克西普斯出其不意的攻擊。他和工程師克萊奧達姆斯一起逃出雅典，匆匆組成一支志願軍，裡面有農夫也有軍人，要為國家遭受的災禍雪恥復仇。
[583]



但是，這種英勇的行為對已經沒落的雅典沒有帶來一點好處。不僅無法打擊北方侵略者無所畏懼的士氣，反而激起他們更深的恨意，把狂暴的憤怒傾瀉在希臘每一個地區。想當年相互征戰不休的底比斯、阿爾戈斯、科林斯和斯巴達，現在竟沒有能力編組軍隊應戰，甚至無人防守已經損毀的堡壘。無情的戰火順著海上和陸地，從最東邊的蘇尼烏姆一直燃燒到西海岸的伊庇魯斯，直到哥特人進入意大利的視線，危險迫在眉睫，才把毫無動靜的伽利埃努斯從美夢中驚醒。全副戎裝的皇帝率領軍隊阻止敵軍進犯，他的出現似乎壓下了敵人的氣焰，同時讓對方的實力分散。他很快與赫魯利人談好條件接受他們的歸順，在瑙洛巴圖斯族長的領導下，大批的蠻族願意向羅馬效力。為了鼓勵一個人的行為，就頒給他執政官的尊榮，像這樣羞辱的事例從前還未發生過。
[584]



很大一群哥特人討厭過單調的航海生活，不僅危險而且辛苦，所以就衝進梅西亞地區，想要打開一條通路，越過多瑙河回到烏克蘭的定居地。羅馬將領之間的傾軋
[585]

 帶給蠻族活命的機會，否則難逃全數被殲滅的命運。這支四處燒殺隊伍的殘存人員回到他們的船上，通過赫勒斯滂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回航，歸途還乘機搶劫特洛伊海岸。這個地方因荷馬史詩而獲得不朽的聲名，從此也會把哥特徵服者的燒殺擄掠長存記憶之中。等到他們知道自己已經安全抵達黑海盆地，就在色雷斯的安奇阿盧斯登陸，那裡離海姆斯山不遠。他們開懷地浸泡在舒適無比的溫泉中，一洗多月來的辛勞，因剩下的路程不多，也就容易航行。這就是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海上遠征的大致狀況，有人會覺得難以想像，當初只有1.5萬名戰士的隊伍，在這樣大膽的冒險犯難過程中，怎麼維持得住人員損失和分兵作戰？當他們的人數由於戰死、船難和溫暖氣候的疾病而逐漸消耗時，有一大群土匪和逃兵為了搶劫，投效到他們的旗幟之下。再就是大量逃亡的奴隸，大部分都具有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血統，一心要抓住自由和報復的機會，不斷補充他們的隊伍。

哥特民族在這幾次遠征中認為已經克服巨大的危險，獲得應有的榮譽。但那些在哥特人旗幟下共同作戰的部落，在史料不完整的時代裡，有時會有所區分讓大家知道，有時就和哥特人混雜在一起無法辨別。由於蠻族的船隊從塔內斯河口出發，對於這樣一個人種混雜的團體，我們就經常用一個含糊而熟悉的名字稱呼他們為西徐亞人。
[586]



人類遭遇到災難，不論是多麼有名的人物死去，多麼高大的建築物倒塌，過不了多久就會被人拋在腦後。然而我們卻無法忘懷以弗所的狄安娜神廟，曾經遭遇七次災難，每次修復更能增加光彩，最後在哥特人第三次海上入侵中被燒得片瓦不留。唯有在希臘的藝術和亞細亞的財富通力合作之下，才能建成這樣神聖而宏偉的建築物，使用127根愛奧尼亞型大理石柱
[587]

 作為支撐，每根有60英尺高，都是虔誠的帝王所奉獻。雕刻大師普拉克西特列斯
[588]

 所設計的祭壇，從最有名的傳說中選擇裝飾的題材，有拉托娜那對金童玉女的誕生
[589]

 、阿波羅殺死獨眼巨人後的藏匿、酒神巴庫斯饒恕被擊敗的亞馬遜女戰士。以弗所神廟的長度只有425英尺，約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三分之二，
[590]

 在其他方面，就更不如這座舉世讚譽的現代建築了。一座基督教十字架形狀的大教堂，所伸展出去的雙臂，比起異教徒橢圓形的神廟，需要更大的寬度才能容納得下。如果提出要在空中修建一個與萬神殿同樣大小和比例的拱形圓頂，即使是古代最大膽的藝術家也會為之吃驚不已。不管怎樣，狄安娜神廟被認為是世界奇觀之一而受到讚美，波斯、馬其頓和羅馬這些代代相傳的大帝國，尊敬它所代表的神聖地位，盡力踵事增華使其更為光彩耀目。
[591]

 但是波羅的海粗俗的蠻子缺乏藝術欣賞力，厭惡異國的迷信所帶來的恐懼感。
[592]



另一種與入侵有關的狀況也值得注意，當然也可以認為這是現代學者異想天開的看法。他告訴我們說是哥特人洗劫雅典時，把搜集到的圖書全部堆起來，就像火葬一樣將希臘的學識全部燒掉。這時有位首領比起他的手下更有策略性的眼光，幾句意味深長的話就讓他們打消焚書的做法。他說還是讓希臘人去潛心研究學問，這樣他們就不會重視武備。
[593]

 這位精明的理論家(如果真有其事的話)用的是無知蠻人的思維理則，要知道在最文明和強勢的國家中，各種天才人物都會在同一時代出現，也只有科學的時代才是軍事武力最有成就的時代。


 十一、波斯國王沙普爾擊敗羅馬大軍(253—268 A.D.)

波斯開創新局的君主阿爾達希爾和他的兒子沙普爾，擊敗阿薩息斯王朝贏得勝利(前面已經提到過)。在那個古老皇族的眾多親王當中，只有亞美尼亞國王科斯羅伊斯保住了性命和獨立地位。他依仗強大的國力，不斷利用敵方的逃亡人員和不滿分子，依靠與羅馬人的聯盟，以及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勇氣保衛了自己。雖然在30年的戰爭中，他的軍隊保持常勝的英名，但後來還是被沙普爾派出的刺客所暗殺。亞美尼亞愛國的總督，要維護國家的自由和皇室的尊榮，懇求羅馬保護合法的繼承人提裡達特斯。但是科斯羅伊斯的兒子還是一個幼童，盟軍又遠水救不了近火，波斯國王親率一支難以抗拒的大軍向著邊境前進，年輕的提裡達特斯成為國家未來的希望，被一個忠心的僕人救出來。於是亞美尼亞在而後的27年中，心不甘情不願成為大波斯帝國的一個行省。
[594]

 沙普爾因輕易獲勝而意氣風發，盡量利用羅馬人的天災人禍和墮落習性，迫使卡雷和尼西比斯強大的守備部隊投降，隨即將滅亡和恐怖擴展到幼發拉底河周邊的廣大地區。

最重要的邊疆已經喪失，忠誠的盟友被摧毀，再加上滿懷野心的沙普爾迅速獲得勝利，使羅馬人深深感到羞辱和危險。瓦萊裡安聊以自慰地提到，萊茵河和多瑙河在他的部將的嚴密防衛下，足可高枕無憂。縱使他年事已高，仍然決定要親臨前線保衛幼發拉底河。當他通過小亞細亞時，哥特人的海上侵襲已經中止，飽受蹂躪的行省獲得短暫又不可靠的平靜。等他渡過幼發拉底河，與波斯的國王在埃德薩的城牆外面遭遇(260 A.D.)，一戰而敗成為沙普爾的俘虜。有關此一重大事件的詳情還是模糊不清，只能根據僅有的少許線索，知道羅馬皇帝犯了一連串的錯誤，輕敵妄進以致自食惡果。他把一切都托付給禁衛軍統領馬克利安努斯
[595]

 。這個一無是處的大臣，只能讓他的主子在被壓迫的臣民面前裝出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卻被羅馬的敵人所輕視和侮辱。由於他的軟弱無能或者是別有用心，帝國的軍隊陷入無法發揮殺敵勇氣和作戰技能的困境。

羅馬人不顧一切想要衝破波斯的重重圍困，都在遭受重大傷亡的狀況下被擊退。沙普爾以優勢兵力包圍羅馬人的營地，耐心等待日益惡化的饑饉和瘟疫，以保證贏得最後的勝利。羅馬的軍團毫無紀律地發出怨言，認為瓦萊裡安是這些災難的罪魁禍首，發出叛變的喧囂聲要求立即投降。雖然想花大批黃金買通對方同意他們撤退，但是波斯人認為已勝券在握，根本不把那些錢當回事，於是扣押使者，列出作戰隊形前進到羅馬人的防壁下，堅持要與皇帝當面談判。瓦萊裡安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將自己的生命和尊榮交給敵人處理。會商的結果自是意料中事，皇帝成為俘虜，驚慌失措的部隊放下武器。在這個大獲全勝的時刻，沙普爾顧盼自雄，決定推出一位完全聽話的繼承人，登上瓦萊裡安下台後所空出的帝座。基裡阿得斯是安條克犯案纍纍的逃兵，被選出來侮辱羅馬帝國的紫袍，不管被俘軍隊是如何的不願，波斯勝利者還是要貫徹自己的意志。
[596]



這個奴性已深的逃兵為討好主子，不惜出賣自己的國家，帶領沙普爾越過幼發拉底河，經由卡爾基斯向安條克這座東方大城前進。波斯騎兵的運動是如此迅速，要是公正的歷史學家所說的話可信，
[597]

 當安條克突然被進攻時，城裡懶散的居民都群聚在劇院欣賞表演節目。安條克不論公有或私人的壯麗建築物，全部都被洗劫一空，還有很多被徹底摧毀，無數的居民不是被殺就是被敵人擄走。只有埃米薩的大祭司下了必死的決心，才能暫時阻止毀滅的浪濤。他穿著一身祭神的衣袍，出現在一大批信仰虔誠的農民隊伍前面，雖然只有投石器當武器，還是要保護他們的神祇和財物，不使其落到瑣羅亞斯德那些追隨者骯髒的手裡。
[598]

 塔爾蘇斯和其他的城市被毀，只能很悲慘地證明，除了這個特殊的例外，敘利亞和西裡西亞的征服，也都無法中止波斯大軍前進的步伐。托羅斯山脈的通道狹隘，原本可以據險固守(要是對騎兵為主的敵人，在此地可以進行一場有利的作戰)但同樣也被放棄，結果使得沙普爾可以對卡帕多細亞的首府愷撒裡亞形成包圍之勢。

雖然這個城市在羅馬只列在二等，卻有40萬居民。德謨斯提尼負責指揮作戰，並沒有受到皇帝的任命，而是自願保衛自己的國家。他守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愷撒裡亞被一個醫生出賣而陷落。雖然敵人下令要盡最大可能將他活捉，他仍能殺開一條血路逃生。這位英雄人物能逃離強敵的魔掌，一方面是值得稱許讚美，但是另一方面，卻也正是他的負隅頑抗，使得數千名追隨他的市民慘遭屠殺。沙普爾被指控殘酷無情地對待俘虜，
[599]

 一大部分毫無疑問是歸之於民族的仇恨，還有就是出於卑劣的傲慢心理和受挫的報復情結。但是整體來說，這位君王在亞美尼亞人的面前顯出立法者的溫和性格，對於羅馬人民卻擺出征服者的猙獰面目。他知道在羅馬帝國的境內無法建立永久性的根據地，於是把幾個行省的人民和財富全部遷移到波斯，留在他身後的是一片荒涼的原野。
[600]



沙普爾的威名正在帝國東部令人聞風喪膽時，他收到一份無愧於帝王之尊的禮物。那是一支滿載著珍奇的珠寶和昂貴物品的駱駝隊，隨同厚重的貢品一起送過來的，是帕爾米拉最尊貴最富有的元老奧登納圖斯的一封言辭尊敬、不卑不亢的信。那個傲慢自大的勝利者說：「誰是奧登納圖斯？怎麼這麼大膽竟敢給他的主子寫信？要是希望我減輕對他的懲罰，就應該自己反綁著雙手，爬到我的寶座前面來。他只要稍有猶豫，他和他的國家就會大禍臨頭，自取滅亡。」同時表示要將禮物扔到幼發拉底河裡去。像這樣逼人走向絕路的做法，使得帕爾米拉人只有振奮全副力量周旋到底，於是奧登納圖斯和沙普爾兵戎相見。在奧登納圖斯的精神感召下，從敘利亞的村莊到沙漠地區的帳篷中，集結了一支小規模的軍隊，
[601]

 盤旋出沒在波斯大軍的四周，擾亂他們的撤退行動，掠劫他們的財物牲口，還搶走那位偉大皇帝的幾位妃子(這是比珠寶還值錢的東西)，最後使他帶著幾分混亂和尷尬退向幼發拉底河的彼岸。奧登納圖斯靠著這次功勳為其名望和地位奠定基礎，羅馬帝國的尊嚴在受到波斯凌辱後，總算讓一個帕爾米拉的敘利亞人或稱為阿拉伯人找回一點顏面。


 十二、伽利埃努斯的性格與作為(253—268 A.D.)

歷史的迴響雖然不及仇恨和諂媚的呼叫來得洪亮，但仍然要譴責沙普爾濫用征服者的權勢。我們聽說身穿紫袍戴著枷鎖的瓦萊裡安被展示在群眾的面前，完全是一副落魄王侯的可憐相，還聽說只要波斯君王上馬，腳下就要踩著羅馬皇帝的脖子。儘管所有的盟邦都在勸他，要記住命運的興衰無常，要提防羅馬會東山再起，要讓有身價的俘虜成為和平的保證，不能只當作洩憤的對象，但是沙普爾完全置之不理。等到瓦萊裡安受不了這種羞辱和悲哀死去以後，他的皮還被剝下來填進乾草，做成人的形狀，好幾代都保存在波斯最著名的廟宇裡。比起愛虛榮的羅馬人經常建立的銅像和大理石像，這是更要真實得多的紀念碑。
[602]

 這個故事非常感人，更富於教育意義，但是真實性值得可疑。現在仍舊保存著東部的王侯寫給沙普爾的信，看來都是冒名偽造。
[603]

 再說這個充滿猜忌心的君王，為了對待競爭的敵手，如此公開侮辱帝王的尊嚴，也是完全不通人情的事。至於瓦萊裡安在波斯受到什麼待遇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地說，這唯一落到敵人手中的羅馬皇帝，在監禁中悲慘度過絕望的餘生。

伽利埃努斯皇帝長期忍受他的父親和同僚的指責，雖然得知消息以後心中暗喜，但是外表顯得不動聲色，只是說道：「我知道我父親是個凡人，但是他表現得如此勇敢，我沒有任何遺憾。」當羅馬為不幸的君王悲痛不已時，他兒子那種毫無人性的冷漠態度，被一些奴性十足的廷臣當成堅強的英雄氣概和斯多噶精神
[604]

 加以讚揚。伽利埃努斯成為帝國獨一無二的皇帝後，他那種輕浮多變和頤指氣使的性格，真是讓人無法恭維和描述。任何一種技能只要他想學，以他天賦的才華都可以做得很出色，但由於他只有天才而缺乏判斷力，變成想到什麼就做什麼，除了作戰和治國這兩項最重要的工作不會以外。他通曉很多新奇而無實用價值的技能，他是辯驚四座的演說家，也是風格典雅的詩人
[605]

 ，是善於養花蒔草的園藝家，也是手法出眾的廚師，但卻是個不足取的皇帝。當國事危殆需要他親臨指導和加強呼籲之時，他卻與哲學家柏羅丁高談闊論，
[606]

 把時間消磨在細瑣和無聊的消遣上，不然就是準備體驗希臘的神秘儀式，或是在雅典的最高法院參加辯論。像他這樣過度炫耀自己，等於在侮辱那些缺乏才識的普通人。他對勝利裝模作樣的嘲笑態度，更是加深了公眾受到的屈辱感。
[607]

 他對於接連不斷傳來的入侵、戰敗和叛變的報告，用淡然一笑表示接受，裝出無所謂的神情，拿來一些丟失行省的產品，然後不經意地問道，要是獲得不了埃及的亞麻布和高盧的阿拉斯掛毯，難道羅馬就會毀滅？不過，在伽利埃努斯的一生中，有幾回受到強烈的刺激，變得像一個英勇的軍人和殘酷的暴君，直到對血腥感到滿足，或對抗爭感到疲倦後，又會在不知不覺中恢復他那天生溫吞慵懶的性格。
[608]




 十三、三十僭主及其後續影響(253—268 A.D.)

這個時候的政府掌握在沒有實力的君王手裡，帝國各行省都有一大批人起來反對瓦萊裡安的兒子，企圖篡奪帝位，這是不足為怪的事。奧古斯都王朝的歷史作家出於非常玄妙的想法，要拿羅馬和雅典各30位僭主做一對比。他們特別選出這個數目，後來逐漸為大家所接受。
[609]

 但是，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這種對比既無必要也沒有道理。一邊是單一城市的統治階層聯合組成的30人議會﹔另一邊是在廣大的帝國裡起伏不定、形勢各別的競爭敵手。我們又能從這兩者之間找出什麼類似之處呢？再者，除非我們把加上皇帝頭銜的婦女和兒童都算進去，否則就無法湊成「30」這個數目。

伽利埃努斯的統治再怎麼令人反感，好在只產生了19個窺伺帝位的人：東部地區有基裡阿得斯、馬克利安努斯、巴裡斯塔、奧登納圖斯和芝諾比婭；高盧和西部行省有波斯蒂尤默斯、洛連阿努斯、托維托裡努斯和他的母親維多利亞、馬略和泰特裡庫斯 ；伊利裡亞和多瑙河的邊界有英格努烏斯、裡基裡阿努斯和奧略留；本都有薩圖尼努斯
[610]

 ；伊索裡亞有特雷貝利阿努斯；色薩利的皮索；亞該亞的瓦倫斯；埃及的埃米利安努斯和阿非利加的塞爾蘇斯。要想把這些不知名人物的生死存亡做個交代，將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同時也毫無教育意義與趣味。我們只能研究一下可以強烈標示出那個時代的狀況、人民的舉止習俗和那個時期的人物所具有的處世態度、理想抱負、行為動機和天命氣數，以及篡奪行為所造成毀滅性後果的特質。

一般而言，所謂僭主這個令人厭惡的稱呼，在古代是用來表示非法篡奪最高權力的行為，並不是指某人有濫用此種權力的含意，所以僭主並不一定就是暴君。在這些高舉起義旗幟反對伽利埃努斯皇帝的人士當中，有幾位是品德高尚的模範人物。幾乎所有的反叛分子都有相當的才能和勇氣，他們建立功勳受到瓦萊裡安的賞識，逐漸擢升到帝國最重要的職位。那些自封為奧古斯都的將領，是以卓越的指揮能力和嚴格的紀律要求，獲得部隊的尊敬；再不然就是戰爭中的英勇與成就為全軍將士所崇拜；或者是因為個人的性格開朗、慷慨大方，得到大家的讚許和愛戴。他們打勝仗的戰場就是被推舉為皇帝的所在。那群覬覦紫袍的人士當中，即使是出身不堪、當過競技場兵器保管員的馬略，也有無畏的勇氣、無敵的體能和赤裸裸的率直。
[611]

 他低賤的職業的確為他的提升帶來嘲諷與訕笑，但是絕不會比那些為數不少出身農民和士兵的對手更為卑微。

在一個天下板蕩、群雄並起的時代，每個天才人物都能掌握最好的機會。身處戰亂頻仍的環境，軍事才能是通向成功和榮譽的青雲之路。在那19位僭主之中，只有泰特裡庫斯是元老院議員，皮索是唯一的貴族。卡爾孚尼烏斯·皮索是努馬第二十八代的直系子孫，因為母系方面的親屬關係，有權在家裡掛上克拉蘇和偉大龐培的畫像。
[612]

 他的祖先獲得共和國所有最高的榮譽，在羅馬古代的豪門貴族中，只有卡爾孚尼烏斯家族經歷幾代愷撒的暴政還能倖存。皮索個人的品德也能增加古老門第的光彩，等到篡位的瓦倫斯下令把他處死以後，曾經極度懊悔地承認，就是敵人也應尊敬皮索的聖潔無瑕。此外，他雖然死於反對伽利埃努斯的武裝起義，承蒙皇帝寬宏大量，元老院以敕令正式表揚此一德行高尚的叛徒。
[613]



瓦萊裡安的將領對深受尊敬的老王感激不盡，都不願服侍那個奢侈怠惰、沒有出息的兒子。羅馬世界的帝座得不到忠誠的支持，對皇帝的反叛很可能被看成愛國的行為。如果深入研討篡奪者的心理狀況，可以發覺很多是基於恐懼，並非受到野心的驅使。他們害怕伽利埃努斯殘酷的猜忌刻薄，同樣畏懼部隊突發的暴力行動。要是軍隊突然對某位將領產生極為危險的好感，聲稱他有資格繼承帝位，這時他就命中注定成為被消滅的對象。在這種狀況下，最謹慎的做法，也只有決心先享用帝王的尊榮再說，寧可在戰爭中試試自己的運氣，也比等著劊子手來殺要好。當這個心不甘情不願的犧牲者，在士兵的歡呼聲中被推上寶座時，有時會為即將來臨的不幸而暗自傷悲。薩圖尼努斯在登上帝位那天說道：「你們失去一個有能力的統帥，倒是推舉出一位非常可憐的皇帝。」

後來接連發生各種想像不到的變革，證明薩圖尼努斯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在伽利埃努斯統治下冒出來的19位僭主中，沒有一個享受過平靜的生活，能夠壽終正寢。只要披上鮮血淋淋的紫袍，等於激起追隨者的恐懼和野心，好讓他們起而模仿。處於內部陰謀、軍事叛亂和內戰威脅的重重包圍下，全身戰慄彷彿置身於懸崖的邊緣，經過或長或短寢食難安的焦慮時日以後，終究會落得不可避免的下場。不過，這些朝不保夕的君王，分別由他們所統領的軍隊和行省，奉承所應得的尊榮。但是，他們應有的權力建立在叛亂的基礎上，永遠得不到法律和歷史的認可。意大利、羅馬和元老院始終依附伽利埃努斯的正統地位，把他視為帝國唯一的統治者。這位君主確實能夠放下身段，以瓦萊裡安兒子的身份滿懷感激之心，對奧登納圖斯獲得勝利的軍隊致謝，認為他們值得接受榮譽的稱呼。在羅馬人普遍的贊同下，經過伽利埃努斯的同意，元老院把奧古斯都的頭銜頒給這位勇敢的帕爾米拉人，似乎要將東部的政府委託給他。事實上那早已為他所有而且可以獨斷專行，更像私產一樣傳給他那大名鼎鼎的遺孀芝諾比婭。
[614]



即使一位哲學家對於人世的一切災難無動於衷，要是看到這種從農舍到皇宮，再從皇宮到墳墓的迅速轉移過程，就是再冷漠的個性也會深有感觸。這些命運乖舛的皇帝，他們的被推選、掌權和死亡，對於臣民和部從同樣帶來毀滅性的作用。致命的高昇所要付出的代價，是經常要用巨額的賞賜向部隊支付，這些錢還得掏自被搾乾的人民。不論人格再高尚，用意再純正，只要走上篡位這條路就無法回頭，只有把掠奪和殘酷的行為實施到底。當篡奪者倒下去時，就有一大批的軍隊和行省跟著遭殃。伽利埃努斯蕩平在伊利裡亞稱帝的英格努烏斯以後，頒發給大臣一份最野蠻的命令，現在還能被我們看到。那位外貌柔和卻毫無人性的皇帝說道：

戰事以後隨時都會繼續發生，所以僅僅消滅那些手執武器的人是不夠的。只要在屠殺兒童和老人這個問題上，能夠不要讓我們的名聲受損，就把所有男性不論年齡完全連根剷除。任何人只要說過反對我的話，抱著反對我的思想，就不能讓他活下去。要知道我是瓦萊裡安的兒子，也是許多王子的父親和兄長。
[615]

 要記住英格努烏斯已被推舉為皇帝，撕爛他，殺死他，把他剁成碎塊。我現在親筆寫信給你們，希望你們也有我這樣同仇敵愾的精神。

當國家的武力因為個人紛爭而消耗殆盡時，沒有防衛力量的行省讓侵略者可以長驅直入。就是最英勇的篡位者處於這種混亂的情勢之下，也要被迫與羅馬的敵人簽訂屈辱的條約，用極為高昂的代價買到蠻族的中立和協助，甚至容許懷著敵意的獨立民族，進入羅馬帝國的心臟地區。
[616]




 十四、其他有關之重大動亂(253—268 A.D.)

這就是在瓦萊裡安和伽利埃努斯統治之下，蠻族和僭主使得各行省分崩離析，帝國陷入屈辱和毀滅的谷底，從此再無起死回生之日。雖然受到資料缺乏的限制，還是盡可能按照次序，去追述那段艱苦時期的一般狀況。這裡仍然有幾項比較特殊的事件：一、西西里的混亂局面；二、亞歷山大裡亞的暴亂事件；三、艾索裡亞人的叛變行為。這些事件讓我們對那些可怕的情景有更深的印象。

其一，數量龐大的土匪隊伍能夠到處作亂，法律無法制裁反而受到蔑視，是因為政府已經處於最虛弱的狀況，連最底層的社會民眾都感覺得到，而且要加以利用。西西里的位置免於蠻族的入侵，沒有武裝的行省也不足以支持篡位者。但這個一度繁榮而現在仍然肥沃的島嶼，卻落在更低賤的人的手中受苦——一群無法無天的奴隸和農民統治著這片飽受搶劫的土地，使人想起古老年代的奴隸戰爭。農民若不想成為他們的犧牲品，就要當幫兇。大舉破壞的結果是徹底毀滅西西里的農業生產。更由於主要田莊都是羅馬元老院那些富有議員的財產(在古老的共和國時代，他們經常把大塊土地圈進一個農莊之中)，這種私人的侵害行為對首都造成的不利影響，極有可能比哥特人或波斯人所為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二，在亞歷山大大帝親自規劃和建構下，亞歷山大裡亞才有深厚的根基。這座美麗而整齊的大城市僅次於羅馬，繞城一周有15英里，裡面居住了30萬的自由人和數目相當的奴隸。亞歷山大裡亞港和阿拉伯及印度進行獲利豐碩的貿易，再轉運到帝國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沒有游手好閒的人員，人們不是被僱用來吹玻璃，就是紡織亞麻布，再不就是製造莎草紙。不論男女老幼都從事生產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腳殘廢的人都可找到適合的職業。但是亞歷山大裡亞的人民是一個混雜的民族，把希臘人的虛榮和多變跟埃及人的倔強和迷信結合在一起。一件無關痛癢的小事，像是一時買不到肉和扁豆、雙方的禮貌不夠周到、公共浴場弄錯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問題的爭吵，
[617]

 由於廣大的民眾滿懷無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時間都可能引發一場叛亂。
[618]

 瓦萊裡安被俘後，他兒子的傲慢削弱了法律的權威，亞歷山大裡亞人盡情發洩自己憤怒的情緒，不幸的國土就成為內戰的戰場，而且持續長達12年之久(其中有幾次短暫而不明確的停戰)。在這個受害慘重的城市，各區之間的聯繫完全切斷，每一條街道都浸染著鮮血，每座堅固的建築物都成為碉堡，直到亞歷山大裡亞相當大的部分都成為廢墟，戰亂也沒有停息下來。建築雄偉和街道寬闊的布魯瓊區連帶著皇宮和博物館以及埃及國王與哲學家的居所，據一個世紀後的人描述，就已經是現在這種荒涼景象了。

其三，伊索裡亞是小亞細亞一個非常小的行省，特雷貝利阿努斯在那裡稱帝，這場並不引人注意的叛變，卻產生了非常離奇令人難以忘懷的後果。伽利埃努斯手下的軍官很快將登基稱帝這個舉動消滅得一乾二淨，但是那批追隨者感到自己不會被赦免，決心不再與帝國以及皇帝有任何權利義務的關係，於是重回原始的狀態，把崎嶇的岩石山區和寬闊的塔爾蘇斯河的一條支流，當成保護自己使外人無法進入的根據地。土地肥沃的山谷用耕種供應所需的食物，搶劫的習慣可以得到生活上的奢侈品，伊索裡亞人長期繼續下去，成為羅馬帝國腹地的一個野蠻民族。後來的皇帝不論用武力還是策略，都無法讓他們歸順，只有承認自己的軟弱，建立堅強的工事防線，包圍充滿敵意而獨立自主的地區，但是還不能有效制止這群國內敵寇的襲擊。伊索裡亞人逐漸將地盤伸展到海岸，甚至把西裡西亞的西邊山區都包括進去。這裡從前就是膽大妄為的海盜據為巢穴的地方，共和國為了肅清這群心腹大患，在偉大的龐培指揮下投入全部的兵力。

人們的思想習慣喜歡把宇宙的秩序和人類的命運連接在一起，因而歷史上這段黑暗時期，經常點綴著洪水、地震、彗星和異象，以及大眾編造的各種反常徵兆。但一次歷時甚長而普遍發生的饑饉確實為害甚烈，這是搶劫和壓搾不可避免的後果。把現存的農作物搜刮一空，等於是奪去未來收成的希望。饑荒以後必然繼以流行時疫，這是由於食物的缺乏和不潔所引起。從公元250年一直延續到公元265年猖獗無比的瘟疫，可能還有其他的形成因素，竟然在羅馬帝國的每一個行省，每一個城市，甚至每一個家庭裡肆虐。中間有段時期，僅是羅馬一地每天就有5000人死亡。許多曾經逃脫蠻族殺戮的城鎮，卻因瘟疫而人煙斷絕。

有一種極其特殊的情況，用來計算悲慘的人口死亡比例也許有點用處。亞歷山大裡亞對於有權領取配給糧食的人數有準確的記錄，原來從40歲到70歲的總人數，和伽利埃努斯統治結束後，從14歲到80歲還活著領糧的人數完全相等。把這個準確的數字用到修正過的死亡率計算表上，可以證明半數的亞歷山大裡亞居民已經喪生。如果我們用類推的方式計算別的行省，可以估計出戰爭、瘟疫和饑饉在幾年之間大約消滅了羅馬一半的人口。


 譯名表

Aachen 亞琛

Abbas 阿拔斯

Abbe Dubos 杜博斯神父

abepistolis 秘書

Abgarus 阿布加魯斯

Ablavius 阿布拉維斯

Aboras 阿博拉斯

Academics 學院學派

Achaean 亞該亞

Actium 阿克興

Adige 阿迪傑

Adriatic 亞得裡亞海

Aeacus 埃阿克斯

Aediles 市政官

Aelius Verus 伊利斯·維魯斯

Aemilian 埃米利亞

Aemilianus 埃米利安努斯

Aesculapius 阿斯克勒庇俄斯

Aethiopia 埃塞俄比亞

Agamemnon 阿伽門農

Agathias 阿加提阿斯

Agricola 阿格裡科拉

Agrippa 阿格裡帕

Agrippina 亞格裡皮娜

Ahriman 阿其曼

Aix 艾克斯

Ajax 埃傑克斯

Alani 阿蘭人

Alaric 阿拉裡克

Alauda 阿勞達

Alba 阿爾巴

Alba Pompeia 阿爾巴·龐培亞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Alcantara 阿爾坎塔拉

Alesia 阿萊西亞

Alexander Severus 亞歷山大·塞維魯

Algiers 阿爾及爾

Allemanni 阿勒曼尼

Alsace 阿爾薩斯

Altantis 亞特蘭提斯

Amala 阿馬拉

Amazons 亞馬孫女戰士

Ambracia 安布拉基亞

America 美洲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

Anabasis 遠征記

Anchialus 安奇阿盧斯

Ancilia 戰神盾牌

Ancyra 安卡拉

Andalusia 安達盧西亞

Anses 安塞斯

Antes 安特人

Antigonids 安提柯

Antinous 安提努斯

Antioch 安條克

Antiochus 安提奧庫斯

Antoninus 安東尼

Antoninus Pius 安東尼·皮烏斯

Antonius 安東尼烏斯

Apaemaea 阿帕米亞

Apennine 亞平寧山

Aphrodite 阿佛洛狄特

Apollo 阿波羅

Apolloniates 阿波羅尼

Appian of Alexandria 阿庇安

Apuleius Lucius 阿普列烏斯

Apulians 阿普利亞人

Aquileia 阿奎萊亞

Aquitaine 阿基坦

Arabia Felix 阿拉伯·費利克斯

Araxes 亞拉克西斯河

Archimagus 阿奇馬格斯

Ardshir 阿德夏爾

Argonauts 阿爾戈英雄號

Argos 阿爾戈斯

Arians 阿里烏斯

Aristides 阿里斯提得斯

Arles 阿爾勒

Armenia 亞美尼亞

Arminius 阿爾米紐斯

Armorica 阿莫裡卡

Arpinum 阿爾平蘭

Arragon 阿拉貢

Arras 阿拉斯

Arrian Flavius Arrianus 阿里安

Arrius Antonines 阿里烏斯·安東尼

Arsaces 阿薩息斯

Artaban 阿爾塔班

Artavasdes 阿爾塔瓦斯德斯

Artaxerxes 阿爾達希爾

Arvales 阿爾瓦萊斯

As-burg 奧斯-堡

As-gard 奧斯-高特

Asinius Quadratus 阿西尼烏斯斯·誇德拉圖斯

Askenaz 亞實基拿

As-of 奧斯-奧夫

Astarte 阿斯塔特

Asturias 阿斯圖裡亞

Athena 雅典娜

Athenio 阿塞尼奧

Atlantica 亞特蘭提卡

Atlas 阿特拉斯

Atticus Titus Pomponius 阿提庫斯

Augsburg 奧格斯堡

Augustin 奧古斯丁

Augustus 奧古斯都

Aurangzeb 奧瑞齊布

Aurelius Victor Sextus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

Aureolus 奧略留

Ausonius Decimus Magnus 奧托尼烏斯

Auspices 鳥卜

Autun 奧頓

Aventin Hill 阿芬丁山

Aventus 亞得文圖斯

Avidius Cassius 阿維狄斯·卡西烏斯

Azov 亞速海

Babec 巴貝克

Babegan 巴貝甘

Babur 巴布爾

Bacchus 酒神巴庫斯

Baetica 貝提卡

Balbinus 巴爾比努斯

Balch 巴爾奇

Baleares 巴利阿里

Balista 巴裡斯塔

Barca 巴卡

Basil 巴西爾

Bassianus 巴西努斯

Bastanae 巴斯塔奈人

Batavian 巴塔維亞

Bath 巴斯

Bavaria 巴伐利亞

Bayle 貝爾

Belenus 貝列努斯

Belgic 貝爾京

Bender 本德

Bernier Francois 伯尼爾

Bestiarii 獸斗手

Biscay 比斯開

Bithynia 比提尼亞

Bletterie 虔誠的布萊特裡

Boadicea 波迪西亞

Boeotia 維奧蒂亞

Boniface Ⅷ 卜尼發斯八世

Borani 博拉尼

Borysthenes 玻裡斯提尼斯

Bosphorus 博斯普魯斯

Bossuet Jacques-Benigne 波舒哀

Bouchaud 布紹

Boulogne 布洛涅

Bourdeaux 布爾多

Brabant 布拉班特

Bracciano 布拉恰諾

Brachmans 婆羅門

Bremen 不來梅

Brequigny 佈雷昆尼

Brigantes 布裡甘特人

Bruchion 布魯瓊

Bructeri 布魯克特裡族

Brundusium 布林迪西

Brunswick 不倫瑞克

Brutus 布魯圖斯

Bubalia 布巴利亞

Budzak 布德扎克

Burgundians 勃艮第人

Burgundy 勃艮第

Bustra 布司拉

Byrrhus 比羅斯

Byzacium 拜薩西恩

Cadiz 加的斯

Caelian Hill 西連山

Caesaeriensis 愷撒尼西斯

Caesarea 愷撒裡亞

Caesarius 愷撒裡烏斯

Caius 蓋烏斯

Calabria 卡拉布裡亞

Caledonians 喀裡多尼亞人

Caligula 卡利古拉

Calphurnius Piso 卡爾孚尼烏斯·皮索

Camillus 卡米盧斯

Camillus Scribonianus 卡米盧斯·斯克裡波尼努斯

Campania 坎帕尼亞

Campus Martius 戰神廣場

Candia 甘地亞

Cantabrians 坎塔布連人

Canusium 坎努西姆

Cape Comorin 科摩林角

Cape Goadel 果地爾角

Cape Jask 斯克角

Capelianus 卡佩裡阿努斯

Capitol 卡皮托

Capitoline Hill 卡皮托山

Capitoline Jupiter 朱庇特神廟

Capitolinus 卡皮托利努斯

Cappadocia 卡帕多細亞

Capua 卡普阿

Caracalla 卡拉卡拉

Caractacus 卡拉克塔庫斯

Caracul 卡拉庫爾

Carduchia 卡杜克亞

Caria 卡裡亞

Carians 卡裡亞人

Carinthia 卡裡西亞

Carlscrona 卡爾基斯克隆納

Carniola 卡尼奧拉

Carnuntum 卡農圖姆

Carpathian 喀爾巴阡

Carpi 卡皮

Carrhae 卡雷

Carthage 迦太基

Carthagena 迦太基納

Carun 卡戎河

Carystia 卡裡斯提亞

Casaubon 卡索邦

Cassiodorus 卡西多魯斯

Cassius Dion Cocceianus 迪翁·卡修斯

Castilles 卡斯蒂利亞

Castor 卡斯托

Catalonia 加泰羅尼亞

Catiline 喀提林

Cato 加圖

Catti 卡蒂族

Cecrops 希克索斯

Cejonian 切約尼亞

Celsius 攝爾西烏斯

Celsus 塞爾蘇斯

Celtiberians 凱爾特伊比利亞人

Celtic Gaul 凱爾特高盧

Censonisus 琴索尼蘇斯

Censor 監察官

Ceres 克瑞斯

Cevennes 塞文山脈

Chalcedon 卡爾西頓

Chalcis 卡爾基斯

Champaigne 香檳省

Chandragupta 旃陀羅笈多

Chardin Jean 夏爾丹

Charlemagne 查理曼

Chauci 喬西人

Chersonesus Taurica 克爾松涅斯·陶裡卡

Cherusci 切魯西人

Chester 切斯特

Chosroes 科斯羅伊斯

Chosroes Noushirwan 科斯羅伊斯·努息萬

Cicero 西塞羅

Cilicia 西利西亞

Cimbri 辛布裡人

Cimmerian 辛梅裡安

Cimon 客蒙

Cinna 秦納

Circassia 切爾克斯

Circesium 奇爾切西烏姆

Cisalpine Gaul 山內高盧

Cius 基烏斯

Civilis 西維利斯

Civita Castellana 奇維塔·卡斯泰拉尼

Claudia 克勞地亞

Claudiopolis 克勞狄奧波裡斯

Claudius 克勞狄

Claudius Julianus 克勞狄烏斯·尤利安努斯

Claudius Pompeianus 克勞狄·蓬皮安努斯

Cleander 克利安德

Cleodamus 克萊奧達姆斯

client 部從

Clodius Albinus 克勞狄烏斯·阿爾比努斯

Cluverius 克盧維裡厄斯

Cniva 尼瓦

Code of Artaxerxes 阿爾達希爾法典

Colchester 科爾切斯特

Colchis 科爾基斯

Colchos 科爾基斯

Coliseum 圓形大競技場

Cologne 科隆

Columella 科魯邁拉

Comita Centuriata 百人團會議

Commodus 康茂德

Concord 康珂宮

Condianus 孔狄亞努斯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rbulo 科爾布羅

Corfinium 科菲尼烏姆

Corinth 科林斯

Cornelius Balbus 高乃裡烏斯·巴爾布斯

Cornwall 康沃爾

Cossacks 哥薩克人

Council of Nicaea 尼西亞會議

Crassus 克拉蘇

Crete 克里特

Crim Tartary 克里米亞汗國

Crippus Vibius 克裡帕斯·維比烏斯

Crispinus 克裡斯皮努斯

Croesus 克囉囌斯

Ctesiphon 泰西封

Cupid 丘比特

Cybele 希布莉

Cyclops 獨眼巨人

Cyprus 塞浦路斯

Cyrene 普蘭尼

Cyriades 基裡阿得斯

Cyropaedia 居魯士的教育

Cyrus 居魯士

Cyzicus 基齊庫斯

d』Anquetil 丹克提爾

Dacia 達契亞

Dacians 達契亞人

Dalmatia 達爾馬提亞

Dantzic 但特澤克

Dardanelles 達達尼爾

Darius 大流士

Darius Hystaspes 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

Dauphine 多菲內

de Bell 德·貝爾

Decebalus 德塞巴魯斯

Decii 德西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尤維納利斯

Decius 德西烏斯

Dehli 德裡

Delator 告發者

Delphi 德爾婓

Demeter 德墨忒爾

Demodocus 德謨多庫斯

Demostnenes 德謨斯提尼

Dexippus 德克西普斯

Dey 德伊

Diadumenianus 迪亞杜米尼阿努斯

Dictator 獨裁官

Didius Julianus 德第烏斯·尤里安努斯

Dimachae 雙刀手

Dion 迪翁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狄奧尼西奧斯

Dioscurias 迪奧斯庫裡阿斯

Dnieper 第聶伯河

Dniester 德涅斯特河

Domitian 圖密善

Don 頓河

Drachm 德拉克馬

Druids 德魯伊

Drusus 德魯蘇

Dumbarton 鄧巴頓

Dyrrachium 都拉斯

Ecbatana 埃克巴塔納

Eclectus 埃克勒克塔斯

Edda 埃達

Edessa 埃德薩

Elagabalus 埃拉伽巴盧斯

Elbing 埃爾賓

Eleusis 伊琉西斯

Emesa 埃米薩

Epagathus 伊帕戈蘇斯

Ephesus 以弗所

Epicureans 伊壁鳩魯學派

Epirus 伊庇魯斯

Erdaviraph 埃爾達維拉夫

Eros 厄洛斯

Erymanthus 埃裡曼托斯

Esquiline Hill 埃斯奎林山

Essedarii 站車手

Etruria 埃圖裡亞

Etruscans 伊特拉斯坎人

Euboea 埃維亞

Euboic 優波克

Euripides 歐裡庇德斯

Eutropius 優特羅皮烏斯

Eutychius 歐提奇烏斯

Fadilla 法迪娜

Faustina 福斯蒂娜

Fez 非茲

Fingal 芬戈爾

Flanders 佛蘭德斯

Flavian 弗拉維亞

Forum Terebronii 德裡布隆尼場

Frameoe 弗拉邁

Freemen 自由人

Frejus 弗雷瑞斯

Frenshemius 弗倫息米烏斯

Galba 迦爾巴

Galen 伽倫

Gallicanus 加利卡努斯

Gallicia 加利西亞

Gallienae Augustae 奧古斯都伽利埃努斯

Gallienus 伽利埃努斯

Gallus 加盧斯

Gannys 甘尼斯

Gaugamela 高加梅拉

Gedrosia 格德尼西亞

Gellius 傑利烏斯

Gemoniae 傑莫尼亞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the Tartars 韃靼宗譜史

Genoa 熱那亞

Gepidae 格庇德人

Germania 日耳曼尼亞志

Germanicus 日耳曼尼庫斯

Geta 格塔

Gladiator 角鬥士

Gloucester 格洛斯特

Gomer 歌蔑

Gordianus 戈爾狄安

Gothland 歌得蘭

Gracchi 格拉古

Grampian 格蘭扁

Granada 格拉納達

Granna 格蘭納

Gregory Thaumaturgus 格列高利·托馬多古斯

Grisons 格裡森人

Grotius Hugo 格勞修斯

Gruter Jan 格羅特

Gustavus Adolphus 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

Guzelhissar 古茲赫薩

Gyarus 吉阿魯斯

Hadrian 哈德良

Haemus 海姆斯

Hainault 埃諾

Halicarnassus 哈利卡那索斯

Halys 哈里斯和河

Hannibal 漢尼拔

Harte Walter 哈特

Hellespont 赫勒斯滂

Helvetian 海爾維第亞族

Helvetic 海爾維第亞

Helvidius 希爾維迪烏斯

Helvius Pertinax 希爾維烏斯·佩爾蒂納克斯

Hera 赫拉

Heraclea 赫拉克利亞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

Hercynian 黑希尼亞

Herodes Atticus 希羅德斯·阿提庫斯

Herodian 希羅迪安

Herodotus 希羅多德

Heruli 赫魯利人

Hesse 黑森

Hierocles 希爾羅克裡斯

Hindostan 印度

Hipo 希波

Histoire de Charles XII 查理十二國王傳

History of Scotland 蘇格蘭史

History of Spain 西班牙史

Homs 霍姆斯

Honorius 霍諾留

Horace 賀拉斯

Hostilianus 霍斯提利阿努斯

Hume David 休謨

Hyde Thomas 海德

Hypaepe 海皮普

Hyphasis 希發西斯河

Iberia 伊比利亞

Iceni 愛西尼人

Icthyophagi 伊克錫法吉

Il Principe 君主論

Iliad 伊利亞特

Illyricum 伊利裡亞

Immae 伊密

Imperator 大將軍

Indigenoe 印地基諾

Ingenuus 英格努烏斯

Ingo 因戈

Inn 因河

Interamnia 因特朗尼亞

Ionian 愛奧尼亞海

Isauria 伊索裡亞

Isis 伊西斯

Isola 伊索拉

Ister 伊斯特河

Isthmus 地峽

Istria 伊斯特利亞

Italica 伊塔利卡

Janiculum 雅尼庫隆山

Janus 雅努斯

Japhet 雅弗

Jatrus 亞特魯斯

Jazyges 賈濟吉斯

Jerusalem Delivered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John Malala 安條克的約翰·瑪拉拉

Jornandes 喬南德斯

Josephus Flavius 約瑟夫斯

Juba 朱巴

Judaea 猶地亞

Jugurtha 朱古達

Julia 朱麗亞

Julia Domna 朱麗亞·多姆娜

Julia Maesa 朱麗亞·梅薩

Julian 尤里安

Julian Alps 尤里安·阿爾卑斯山

Julius Atticus 尤里烏斯·阿提庫斯

Julius Caesar 尤里烏斯·愷撒

Juno 朱諾

Jupiter 朱庇特

Jupiter Urius 朱庇特·烏利烏斯

Justinian 查士丁尼

Keating 基延

Kerch 刻赤

Khorasan 羅珊

Koningsberg 科寧斯堡

Laetus 萊塔斯

Lahor 拉荷

Lampridius 朗普裡狄斯

Langres 朗格勒

Languedoc 朗格多克

Lanuvian 蘭努維

Laodicea 拉奧狄凱亞

Lapland 拉普蘭

Laqueatores 弓弩手

Latium 拉丁姆

Latona 拉托娜

Laurentum 勞倫圖姆

league 裡格

Leibnitz 萊布尼茨

Leon 萊昂

Lepidus 雷比達

Lerida 萊裡達

Leyden 萊登

Libanius 利巴尼烏斯

Liburnians 黎本尼亞

Libya 利比亞

Libyans 利比亞人

Licinius 李錫尼

Liege 列日

Ligurians 利古裡亞額

Lionnese Gaul 里昂尼斯高盧

Lipsius Justus 利普修斯

Livonia 利沃尼亞

Livy Titus Livius 李維

Loire 盧瓦爾河

Lollianus 洛連阿努斯

Lombards 倫巴第人

Lombardy 倫巴第

Longinus 朗吉努斯

Lorraine 洛林

Lower Germany 下日耳曼

Lower Hungary 下匈牙利

Lucan Narius Annaeus Lucanus 盧坎

Lucanians 盧卡利亞人

Lucian 琉善

Lucilla 魯琪拉

Lucius 盧修斯

Lugdunum 盧格杜勒姆

Luneburg 呂訥堡

Lusace 盧薩斯

Lusitania 琉息太尼亞

Lycians 呂西亞人

Lydia 呂底亞

Lyonnese 萊昂尼斯

Lyons 里昂

Macedonia 馬其頓

Machiavelli 馬基雅維利

Macpherson John 麥克弗森

Macrianus 馬克利安努斯

Madam Dacier 達爾西夫人

Maecenas Gaius 梅西納斯

Maeotis 梅奧蒂斯

Maesia 梅西亞

Magi 祆教的祭司

magic 魔法

Magnesia 馬格尼西亞

Magnus 瑪格努斯

Majorca 馬略卡

Malabar 馬拉巴爾

Mallet 馬利特

Malta 馬耳他

Mamaea 馬梅婭

Mamlukes 馬穆魯克

Manes 摩尼

Manlius Torquatus 曼利烏斯·托昆塔斯

Mantua 曼圖亞

Marc Antony 馬克·安東尼

Marcellus Eprius 馬塞盧斯·伊庇琉斯

Marcia 瑪西婭

Marcianopolis 馬西亞諾波裡斯

Marcomanni 馬科曼尼人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馬可·奧勒留·安東尼

Mariaba 馬利阿巴

Mariana 馬裡亞納

Marinus 馬裡努斯

Marius 馬略

Maroboduus 馬羅波杜斯

Mars 馬爾斯

Marsi 馬爾西人

Martial 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馬修

Martialis 馬爾提阿利斯

Mascou Johann Jacob 馬斯庫

Massinissa 馬西尼撒

Maternus 馬特努斯

Mauringania 毛裡蓋尼亞

Mauritania 毛裡塔尼亞

Maximin 馬克西明

Maximus 馬克西穆斯

Mecklenburg 梅克倫堡

Media 米底

Megalesia 美珈利西亞

Mein 美因河

Mela 梅拉

Menophilus 門諾菲盧斯

Mequinez 梅基內茲

Mercury 墨丘利

Mesene 梅塞尼

Metelli 梅泰利

Metz 梅斯

Mieza 米扎

Miletus 米利都

Miltiades 米太亞德

Milvian 米爾維亞

Mingrelia 明戈瑞利亞

Minorca 梅諾卡

Misenum 麥西儂

Misitheus 米西特修斯

Mithra 密特拉

Mithridates 米特拉達梯

Modain 摩代因

Montaigne 蒙田

Moors 摩爾人

Moravia 摩拉維亞

Morven 莫爾文

Moses of Chorene 克裡克的摩西

Moyle Walter 莫伊爾

Munster 明斯特

Muratori 穆拉托裡

Murcia 默西亞

Myos Hormos 米奧斯·霍米斯

Narbonne 納博訥

Narbonnese Gaul 納博訥高盧

Narcissus 納喀索斯

Nardini Famiano 納爾迪尼

Narva 納爾瓦

Natura Deorum 論自然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自然宗教史

Naulobatus 瑙洛巴圖斯

Navarre 納瓦拉

Nemaean 勒梅安

Neo-Caesarea 新愷撒裡亞

Neptune 海神

Nerva 涅爾瓦

Newton Sir Isaac 牛頓爵士

Nicomedia 尼科米底亞

Nicop 尼科

Nicopolis 尼科波裡斯

Ninus 尼努斯

Nisibis 尼西比斯

Nismes 尼姆

Nisus 尼蘇斯

Noctes Atticae 阿提卡之夜

Norfolk 諾福克

Noricum 諾裡庫姆

Numa 努馬

Numa Pompilius 努馬·龐皮留斯

Numidia 努米底亞

Octavius 屋大維

Odenathus 奧登納圖斯

Oder 奧得河

Odeum 大劇場

Odin 奧丁

Olaus Rudbeck 奧勞斯·魯德貝克

Olympus 奧林帕斯

Opilius Macrinus 奧皮裡烏斯·馬克裡努斯

Orestes 奧列斯特

Ormusd 阿胡拉

Ormuz 霍爾木茲

Osrhoene 奧斯若恩

Ossian 奧西安

Ostergotland 東歌得蘭

Ostia 奧斯蒂亞

Ostrogoths 東哥特人

Otho 奧托

Ottoman Porte 奧斯曼政府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奧維德

Oxus 阿姆河

Padua 帕多瓦

Paeanius 皮阿尼烏斯

Palatine Mount 帕拉丁山

Pallas 帕拉斯

Palmyra 帕爾米拉

Pamphylians 潘菲利亞人

Pannonia 潘諾尼亞

Panvinius 潘維裡烏斯

Papinian 帕皮尼安

Papirius Cursor 帕皮裡烏斯·庫索

Parthians 帕提亞人

Partholanus 帕索拉努斯

Paterculus 帕特庫拉斯

patronus 庇主

Paul Diaconus 保羅·迪亞科努斯

Paullina 寶莉娜

Paullus 保盧斯

Paulus Orosius 奧羅修斯

Pausanias 保薩尼奧斯

Pays de Vaud 佩德沃德

Pehlvi 貝爾維語

Pelloutier 佩盧提爾

Peloponnesus 伯羅奔尼撒

Perennis 佩倫尼斯

Pergamus 帕加馬

Pericles 伯裡克利

Perinthus 佩林裡烏斯

Persees 佩爾西人

Perseus 佩爾修斯

Pertinax 佩爾蒂納克斯

Pescennius 佩西尼烏斯

Pescennius Niger 佩西尼烏斯·尼格爾

Peucini 波奇尼

Phaeacian 費阿夏

Pharsalia 法薩利亞

Phasis 發西斯

Philip II of Macedon 腓力二世

Philippopolis 菲利普波裡斯

Phrygia 弗裡吉亞

Phrygians 弗裡基亞人

Piedmont 皮德蒙特

Pipa 琵琶

Piraeus 比雷埃夫斯

Piso 皮索

Pityus 皮提烏斯

Plataea 普拉提亞

Platonists 柏拉圖學派

Plautian 普勞提安

Plautianus 普勞提阿努斯

Pliny the elder C.Plinius Secundus 老普林尼

Plotina 普洛蒂娜

Plotinus 柏羅丁

Plutarch 普魯塔克

Po 波河

Pocock 波科克

Polemo 波勒摩

Pollio Trebellius 波利奧

Poltava 波爾塔瓦

Polybius 波利比阿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亞

Ponte Molle 摩爾橋

Pontus 本都

Porcian 波喜阿斯

Posthumian 波斯特米亞

Posthumus 波斯蒂尤默斯

Praeneste 普拉內斯特

praenomen 第一名字，本名

Praxiteles 普拉克西特列斯

Prideaux Humphrey 普裡多

Pripet 普裡佩特河

Priscus 普裡斯庫斯

Proconsul 代行執政官

Procopius 普羅克皮烏斯

Propontis 普羅蓬提斯海

Proscription 公敵宣告

Prusa 普魯薩

Prussia 普魯士

Prypec 普裡佩奇

Ptolemies 托勒密

Punic 布匿

Punjab 旁遮普

Pylades 皮拉德斯

Pyrrhic 皮瑞克

Pytheas 皮西亞斯

Quadi 誇迪人

Quadratus 誇德拉圖斯

Quaestors 財務官

Quintilian 昆體良

Quintus Curtius 昆塔斯·克爾提烏斯

Quirinal 基裡那爾

Quirinal Hill 基裡那爾山

Ragusa 拉古薩

Ravenna 拉文納

Regilla 雷姬拉

Regillianus 裡基裡阿努斯

Regulus 雷古拉斯

Reimar 雷瑪

Retiarius 網戟手

Rhadope 雷多普

Rhaetia 雷提亞

Rheims 蘭斯

Rhyndacus 林達庫斯

Robertson 羅伯遜

Romagna 羅馬涅

Romulus 羅慕路斯

Roumelia 魯梅利亞

Roxolani 羅克索拉尼

Rugen 呂根島

Runic 如尼文

Rustan 羅斯坦

Sabaria 薩巴裡亞

Sabines 薩賓人

Sadder 薩德

Salamis 薩拉米斯

Salle 薩爾

Sallustius Crispus Gaius 薩盧斯提烏斯

Salonius 薩洛尼烏斯

Samnites 桑尼特人

Sandwich 桑威治

Sapor 沙普爾

Saracens 薩拉森人

Sardes 薩第斯

Sarmatians 薩爾瑪提亞人

Sassan 薩珊

Saturn 農神廟

Saturninus 薩圖尼努斯

Save 薩沃河

Savoy 薩伏伊

Saxo-Grammaticus 薩克索·格拉瑪提庫斯

Saxony 薩克森

Scipio 西庇阿

Scipio Africanus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

Sclavonia 斯拉夫尼亞

Scylla 斯庫拉女妖

Secutor 盾劍手

Sefi 塞菲

Segelmessa 西格美薩

Segestan 塞傑斯坦

Segovia 塞哥維亞

Sejanus 賽亞阿努斯

Seleucia 塞琉西亞

Seleucidae 塞琉古

Seleucus Nicator 塞琉古·尼卡托

Semiramis 賽米拉米斯

Semnones 森農

Sempronian 塞姆普羅尼阿斯

Seneca 塞涅卡

Septimius Severus 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

Serapis 塞拉比斯

Serendib 塞倫底布

Seriphus 塞裡法斯島

Sertorius 塞多留

Servius Tullius 賽維烏·圖利烏斯

Shaw 肖

Silesia 西裡西亞

Silures 西盧爾人

Sinope 辛諾普

Sitones 賽東尼族

Smyrna 士麥那

Soaemias 索阿米婭斯

Social War 「同盟者」戰爭

Sol 索爾

Sosius Falco 索修斯·法爾科

Spanheim Ezechiel 博學的施潘海姆

Spartacus 斯巴達克斯

Spartianus 斯帕提阿努斯

Spitzberg 斯匹次卑爾根

Spoleto 斯波萊托

Spon 斯蓬

St. Lawrence 聖勞倫斯

stadia 斯塔德

Stephanus 斯蒂芬阿努斯

Stoics 斯多噶學派

Strabo 斯特拉波

Styria 施蒂利亞

Successianus 蘇克西阿努斯

Suetonius Paulinus 蘇埃托尼烏斯·保利努斯

Suetonius Tranquillus Caius 蘇埃托尼烏斯

Suevi 斯威弗人

Suffolk 薩福克

Suiones 蘇歐尼族

Sulla 蘇拉

Sulpicianus 提爾皮西阿努斯

Sunium 蘇尼烏姆

Syllanus 敘拉努斯

Syncellus 辛瑟拉斯

Synnadia 森納地亞

Syracuse 敘拉古

Tacitus Gaius Comelius 塔西佗

Tagus 塔古斯

Taiz 泰伊茲

Talent 泰倫

Tanais 塔內斯河

Tangier 丹吉爾

Taprobana 塔普洛巴納

Tarantus 塔倫圖斯

Tarentum 他林敦

Tarraconensis 塔拉克

Tarragona 塔拉戈納

Tarsus 塔爾索

Tasso 塔索

Tauri 陶裡人

Taurus 托羅斯

Tavernier 塔韋尼爾

Temeswar 泰梅斯瓦

Tencteri 縢克里特族

Terminus 特末努斯

Tertullian 德爾圖良

Tetricus 泰特裡庫斯

Teyss 蒂薩河

Thebes 底比斯

Theodoric 狄奧多里克

Theodosius 狄奧多西

Theophanes 賽奧法尼斯

Thermopylae 色摩比利

Theseus 忒修斯

Thessaly 色薩利

Thorn 立托倫

Thoulouse 圖盧茲

Thrace 色雷斯

Thrasea 賽拉西

Thrasea Paetus 賽拉西·帕埃特斯

Thrasea Priscus 賽拉西·普裡斯庫斯

Thysdrus 提斯德魯斯

Tiberius 提比略

Tibiscus 提比斯庫斯河

Tigranes 提格蘭

Tillmont Louis Sebastien le Nain de 蒂爾蒙特

Timavus 提馬維烏斯河

Time Without Bounds 時間之無限

Tingi 廷吉

Tingitana 廷吉塔納

Tiridates 提裡達特斯

Tirol 蒂羅爾

Titii 蒂蒂

Titus 提圖斯

Titus Antoninus Pius 提圖斯·安東尼·皮烏斯

Tomi 托米

Tongres 通格裡斯

Tournefort Joseph Pitton de 圖內福爾

Toxaris 陶克薩爾斯

Trajan 圖拉真

Tralles 特拉雷斯

Transylvania 外斯拉夫尼亞

Trebellianus 特雷貝利阿努斯

Trebizond 特拉布宗

Treves 特裡爾

Trevoux 特雷武

Triballian 特裡巴利亞

Tripoli 黎波裡

Triumvir 三頭同盟

Troas 特羅阿斯

Troy 特洛伊

Tully 圖裡

Tunis 突尼斯

Tuscany 托斯卡納

Tusculum 圖斯庫魯姆

Tyber 台伯河

Tyre 提爾

Tyrtaeus 提爾泰奧斯

Ubii 烏比人

Ubique Pax 四海昇平

Ulpian 烏爾比安

Umbrians 翁布裡亞人

Universal History 世界通史

Upper Asia 上亞細亞

Upper Germany 上日耳曼

Upsal 烏普薩

Urfa 烏爾法

Usipetes 烏西皮特人

Utica 尤蒂卡

Valencia 巴倫西亞

Valens 瓦倫斯

Valerian 瓦萊裡安

Varro Narcus Terentius 瓦羅

Varus 瓦魯斯

Vastergotland 西歌得蘭

Vegetius Renatus Flavius 維吉提烏斯

Veii 維愛

Velleda 維利達

Velleius Paterculus 韋勒烏斯·帕特庫拉斯

Venantius Fortunatus 韋南提烏斯·福圖納圖斯

Venedi 維尼第人

Venus 維納斯

Vercingetorix 維辛格托列克斯

Verona 維羅納

Vespasian 韋斯巴薌

Victor 維克托

Victoria 維多利亞

Victorinus 托維托裡努斯

Vienna 維也納

Viminal 維米納爾

Viminal Hill 維米納爾山

Vindelicians 溫德尼西亞人

Virgil 維吉爾

Visigoths 西哥特人

Vistula 維斯杜拉

Vitalianus 維塔裡阿努斯

Vitaxoe 維塔克梭

Vitellius 維特裡烏

Volsci 沃爾西人

Voltaire Grancois Marie Arouet de 伏爾泰

Volusianus 沃盧西阿努斯

Vuttern 烏特恩湖

Wallachia 瓦拉幾亞

Weser 威悉河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亞

Wheeler 惠勒

Whitaker John 惠特克

William Temple 威廉·坦普

Wotton 沃頓

Xenophon, 色諾芬

Xerxes 薛西斯

Zend 聖書

Zendavasta 阿維斯陀聖書

Zeno 芝諾

Zeno of Citium 季蒂昂的芝諾

Zenobia 芝諾比婭

Zonaras 佐拉納斯

Zoroaster 瑣羅亞斯德

Zosimus 佐西穆斯

Zoticus 佐提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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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迪翁·卡修斯(150—235 A.D.，羅馬的行政官員和歷史學家)的《雷瑪評注》，對羅馬人愛好虛榮心的記載很詳盡，提及在安卡拉的石碑上刻著奧古斯都的《功業錄》，上面說明奧古斯都迫使帕提亞人歸還三面軍團鷹幟。


[2]
 　[譯注]阿拉伯·費利克斯在半島最南端南也門的位置。


[3]
 　斯特拉波(公元1世紀希臘史學家和地理學家)、老普林尼(公元1世紀羅馬博物學家，著有《自然史》)和迪翁·卡修斯對此次戰爭留下讓人不敢置信的情節。羅馬人佔領阿拉伯·費利克斯的馬裡阿巴，這個城市在東方很有名氣，軍隊經過3天(時間之短，有如天兵天將)的行程就抵達盛產香料的國家，這也是他們入侵的目的。


[4]
 　[譯注]羅馬人發起過很多戰爭，都是為了掠奪敵國的財富和捕捉佔領區的人民鬻賣為奴。日耳曼人的個性倔強，寧死不願為奴隸，所以征服以後無利可圖。


[5]
 　塔西佗(公元1世紀羅馬史學家)的《編年史》第一卷記載著瓦魯斯被殺以及喪失3個軍團，據說奧古斯都無法接受這個悲慘的信息，整個人的性情大變。


[6]
 　[譯注]阿非利加即今日的利比亞西部和突尼斯。


[7]
 　提比略、尼祿在位時，派人檢查日耳曼尼庫斯、蘇埃托尼烏斯·保利努斯和阿格裡科拉等將領的獲勝狀況，後來將這些人召回，科爾布羅因此被處死。塔西佗用很強烈的語氣表達，開疆闢土是君王的天職。


[8]
 　愷撒在《高盧戰記》裡隱瞞這種不光彩的動機，但是蘇埃托尼烏斯曾經提到，說不列顛珍珠的顏色黑黝暗淡無光，價值不高。


[9]
 　分別指克勞狄、尼祿和圖密善這3位皇帝。


[10]
 　[譯注]卡拉克塔庫斯是西盧爾人的國王，為不列顛所有部族推舉為首領，反抗入侵的羅馬軍隊，經過多場血戰，被人出賣，枷送羅馬。


[11]
 　[譯注]波迪西亞是愛西尼人的王后，夫戰死後率眾復仇，失敗後服毒自殺。


[12]
 　[譯注]德魯伊是古代高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一種宗教階級，成員是貴族和高階人士，負責各種宗教儀式和祭祀，並且占卜預兆。


[13]
 　[譯注]在安東尼邊牆的南面還有一道哈德良長城，全部用石塊砌成，非常堅固，因地形的關係距離較短。


[14]
 　根據阿庇安(公元2世紀亞歷山大裡亞史家，著有《內戰記》等書)與奧西安詩篇中的一致意象。據說詩篇是土生土長的喀裡多尼亞人所寫。


[15]
 　[譯注]圖拉真為紀念這場戰爭，特立大理石以記功。圓柱直徑12英尺，高97英尺，全柱浮雕圖拉真征服達契亞的經過，逼真傳神，現存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


[16]
 　[譯注]博斯普魯斯王國在克里米亞半島；科爾基斯、伊比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在高加索山脈南邊，黑海和裡海之間區域；奧斯若恩是美索不達米亞西北角一個很小的區域。


[17]
 　[譯注]米底在伊朗境內，位於裡海的南邊；卡杜克亞位於伊朗東部的山區。


[18]
 　[譯注]這3個地方都位於兩河流域的上中游，所以才建為行省。


[19]
 　聖奧古斯丁樂意以此證明特米努斯神的軟弱無能，認為占卜官的預言毫無價值。


[20]
 　迪翁·卡修斯提到，即使所有的史書都沒記載，各種軍功章、碑銘和紀念物上也有哈德良在外巡視的記錄。


[21]
 　[譯注]這個莊園在羅馬南邊不到30英里。


[22]
 　我們應該知道，哈德良在位時，猶太人因宗教問題引起叛變，這還只是發生在一個行省的狀況。保薩尼阿斯提及安東尼·皮烏斯皇帝的將領，曾從事兩次必要的戰爭而獲得勝利，第一次是遊牧的摩爾人越過北非僻遠的阿特拉斯山區，第二次是不列顛的布裡甘特人進犯羅馬行省。


[23]
 　要當最低階的士兵，應該有40英鎊(譯按：吉本當時的幣值)的財產，這是很高的資格標準，在錢幣很稀少的時代，1盎司的白銀與70磅重的黃銅等值。根據古老的法律規定，貧民沒有當兵的資格，到馬略才取消這種歧視。


[24]
 　愷撒用高盧人和外鄉人組成阿勞達軍團，但是這種特權是因為內戰的關係，等到戰勝以後，他用贈予公民權的方式來酬庸勞苦功高的異族將士。


[25]
 　部隊對皇帝的服務和效忠，每年1月1日要宣誓一次。


[26]
 　根據塔西佗的說法，鷹幟要放在營區的小廟裡，和其他神祇一同接受部隊祭祀。


[27]
 　圖密善皇帝將軍團士兵的年俸提高到12個金幣，相當我們的10個基尼，已經高於我國(譯按：當時的英國)現在的標準。等到帝國富裕，走向軍事政府的統治方式以後，待遇還要提高。老兵服完20年役期可以得到3000第納的銀幣(相當於100英鎊)，或者是等值的田地，禁衛軍的待遇和福利比軍團還要高一倍。


[28]
 　 [譯注]羅馬的軍法很嚴厲，尤其對部隊違犯重大過失，像是謀叛嘩變、不聽節制、違抗命令等，會處以「十一抽殺律」，就是掣簽抽出十分之一的人員，要其餘未中籤人員排成夾道，用棍棒將受罰者擊斃。


[29]
 　[譯注]皮瑞克戰舞承自希臘傳統，是全副武裝的男子或兒童跳的舞蹈，用於軍事訓練。


[30]
 　[譯注]羅馬和迦太基之間的三次戰爭，第一次從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41年，雙方爭取海權，羅馬贏得西西里；第二次從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1年，是漢尼拔和西庇阿的陸上爭雄，迦太基戰敗，失去西班牙和整個地中海；第三次從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羅馬入侵阿非利加，迦太基毀滅。


[31]
 　在波利比阿(公元前2世紀希臘史學家)的著述中，提到輕矛的鐵質矛頭看起來比較長，到了維吉提烏斯(公元4世紀羅馬軍事家)那時候已減短到1英尺甚至9英吋長，所以我取的是中間的長度。


[32]
 　[譯注]方陣有各種不同的陣式，縱深由四列到二十五列不等。最有名的是馬其頓方陣，由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腓力創立，最初是八列，後來成為十二到十五列的縱深，士兵執18英尺的長矛。


[33]
 　維吉提烏斯的《論軍事》一書，認為經過實際驗證，帝國的軍團在任何環境下，都應該配置騎兵。


[34]
 　[譯注]羅馬治權的基礎是市民會議，可以分為百人連大會和公民大會兩種。百人連大會由193個百人隊組成，除貴族階級外，富有的人員組成第一階級和騎士階級，第一階級有70個百人隊，騎士階級有18個百人隊。在作戰時，騎士階級人員自行準備馬匹參加騎兵隊。


[35]
 　賀拉斯和阿格裡科拉就是很好的例子，可說是羅馬紀律的重大缺失，所以哈德良要盡力去補救，對出任軍事護民官規定合法的年齡限制。


[36]
 　[譯注]圖拉真和哈德良的出生地都是西班牙的伊塔利卡。


[37]
 　馬可·安東尼命令降服的誇迪人和馬科曼尼人提供大量部隊，立刻派往不列顛。


[38]
 　共和國規定意大利盟國要徵集固定比例的步兵單位，騎兵提高到兩倍，協防軍的數量視狀況而定。


[39]
 　[譯注]郡守是騎士階級所出任的官員，職位與軍事護民官概等。


[40]
 　 [譯注]吉本所說是18世紀的士兵，要是拿現在來說，這種吃苦耐勞的精神更無法想像。


[41]
 　[譯注]雷提亞包括現在奧地利西部、瑞士東部和巴伐利亞南部地區。


[42]
 　[譯注]諾裡庫姆包括今奧地利中部和巴伐利亞一部分。


[43]
 　[譯注]潘諾尼亞包括今奧地利東部、匈牙利西部和克羅地亞。


[44]
 　[譯注]梅西亞包括今塞爾維亞東部和保加利亞北部。


[45]
 　[譯注]達契亞包括今羅馬尼亞和捷克東部。


[46]
 　塔西陀說的是提比略時代的軍團狀況，而迪翁·卡修斯說的是亞歷山大·塞維魯時代，我盡量保持中庸之道。


[47]
 　羅馬人想盡辦法隱瞞他們對海洋的無知和畏懼，常用宗教信仰當托辭。


[48]
 　 [譯注]用伊利裡亞地區造此船隻的民族命名。


[49]
 　普魯塔克(公元1世紀羅馬傳記作家和哲學家，希臘人)的《馬可·安東尼傳》裡是如此記載。若按照後來奧羅修斯(公元4世紀神學家和史學家)的說法，所謂的巨艦高出水面不超過10英尺。


[50]
 　[譯注]公元前31年，屋大維和安東尼在希臘的阿克興進行大規模海戰，雙方交戰兵力共8萬人，船只有800餘艘。安東尼慘敗，戰船被俘多達300艘，人員傷亡無數。屋大維經此一戰主宰羅馬帝國，後來進封號為「奧古斯都」。


[51]
 　[譯注]古人認為赫拉克勒斯之柱即地球的盡頭，就是現在的直布羅陀海峽。


[52]
 　[譯注]達爾馬提亞是現在的波斯尼亞。


[53]
 　[譯注]色雷斯包括今保加利亞南部和土耳其的歐洲部分。


[54]
 　[譯注]君士坦丁大帝於324年所選定的「新羅馬」，即公元前657年由希臘移民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所建之拜占庭。等到330年興建完成後改為君士坦丁堡，成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佔後再改名為伊斯坦布爾。


[55]
 　[譯注]小亞細亞即今日土耳其的亞洲部分。


[56]
 　[譯注]亞歷山大逝世後，帝國分為4個王國，亞細亞和波斯由塞琉古統治；埃及交託勒密負責；馬其頓由安提柯繼承；印度成為旃陀羅笈多帝國。


[57]
 　[譯注]昔蘭尼包括利比亞東部和塞浦路斯島。


[58]
 　[譯注]赫勒斯滂就是南端的達達尼爾海峽，北端是博斯普魯斯海峽，分隔亞洲小亞細亞半島和歐洲巴爾幹半島。


[59]
 　所謂的紀念物就是一個巨大的祭壇，建造的地點位於拉荷和德裡之間。亞歷山大在印度的征戰，以抵達旁遮普為限，印度的五條大河流經此地。


[60]
 　沒人能像希羅多德(484 B.C.—430 B.C.，希臘史學家)那樣，把多神教的真實情況描繪得栩栩如生，休謨(1711—1776 A.D.，英國哲學家和史學家，為著名的不可知論者)的《自然宗教史》引用很多，波舒哀(1627—1704 A.D.，法國天主教主教和神學家)的《世界通史》表示不同的意見。埃及人的行為中，顯示出隱約的不寬容精神。基督教及猶太教則是很重要的例外，需要以專章進一步說明。


[61]
 　有關奧林帕斯神族統治的階級、勢力和權柄，在《伊利亞特》第十五卷有詳盡敘述。我指的是希臘原文，因為將《伊利亞特》翻譯成英文的波普先生已改進荷馬的神學體系，自己卻不知道。


[62]
 　根據德·貝爾的說法，高盧在1到2個世紀之內，本土的神祇就出現墨丘利(財富之神)、馬爾斯(戰神)、阿波羅(太陽神)等稱呼。


[63]
 　西塞羅的名著《論自然》就是很好的證明，哲學家對這方面的意見，不僅誠摯而且精到。


[64]
 　[譯注]琉善(120—180 A.D.)是希臘修辭學家和諷刺詩人。


[65]
 　在反對宗教信仰的時代，我認為迷信、夢幻、預言和神怪不會喪失蠱惑人心的力量。


[66]
 　[譯注]利比亞是希臘神話裡的女英雄，她和海神生有二子；阿非利加的利比亞就是以她來命名。


[67]
 　蘇格拉底、伊壁鳩魯、西塞羅和普魯塔克，曾不斷教誨大家對本土和人類的宗教要有虔誠的尊敬之心，而伊壁鳩魯的行為更可以作為楷模。


[68]
 　波利比阿很感慨地提到，在他那個時代，這種對神明的恐懼已失去效果。


[69]
 　敘拉古、他林敦、安布拉基亞和科林斯這些城市都得到這種悲慘的下場。


[70]
 　[譯注]德魯伊教是古代高盧和不列顛等地的凱爾特人所成立的半宗教組織，由一批有學識的人員擔任祭司、教士和法官，負責各族的祭典和法庭審判等工作。


[71]
 　羅馬建城後701年(53 B.C.)，元老院下令摧毀祭祀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的廟宇，由執政官親自動手。愷撒去世後，公家出錢修復。奧古斯都在埃及時，把塞拉比斯尊為主神，等他回到羅馬，卻又禁止祭拜埃及神祇。不過，在他統治期間，百姓還是盛行供奉埃及神明，一直到提比略即位，才採取嚴厲壓制手段。


[72]
 　[譯注]羅馬軍隊圍攻敵人城市時，會向敵人的神祇許願，請求城市的保護神放棄對該城的保護，條件是攻克後將這些神明迎進羅馬的神廟，繼續享受人民的祭祀。


[73]
 　博學的施潘海姆(1628—1710 A.D.，德國古典文學學者)著有《羅馬世界》一書，他認為塔西佗的《編年史》第十一卷第二十四節，把拉丁人、意大利各族和各行省獲得羅馬公民權的歷史，交代得非常清楚。


[74]
 　根據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五卷記載，是一個概估的數目。


[75]
 　[譯注]意大利半島各盟國自認對羅馬出力甚多，要求完全的公民權，等到主事者德魯蘇被刺，各城邦起而叛變，成立新的共和國，首都設於科菲尼烏姆，引起公元前90—前88年的「同盟者」戰爭。雖然桑尼特人和盧卡利亞人的城市被毀，人民死傷慘重，但最後各城邦終於獲得公民權。


[76]
 　梅西納斯(70 B.C.—8 A.D.，羅馬政治家，是奧古斯都的首席顧問)建議奧古斯都用一份敕令宣告羅馬帝國的所有臣民都是公民。吾人懷疑這是史學家迪翁杜撰的議案，所以較符合他那個時代的慣例，與奧古斯都時代的公文慣例格格不入。


[77]
 　元老院議員的田產必須有三分之一在意大利，馬可即位後，放寬為四分之一。從圖拉真當政起，意大利已降到和行省接近同等的地位。


[78]
 　公元前106年，北方蠻族條頓人大舉入侵意大利，羅馬告急，執政官出兵慘敗，後將全權托付馬略，於艾克斯之戰大敗條頓人，國家安全始得保障。


[79]
 　[譯注]古希臘雄辯家輩出，其中以德謨斯提尼為翹楚，他也是民主派政治家，為了反對馬其頓入侵希臘，發表《斥腓力》演說多篇，後被迫服毒自殺。羅馬時代只有西塞羅享有雄辯家的大名，可與之抗衡，而且雙方的遭遇也很類似。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將兩人相提並論。


[80]
 　根據保薩尼阿斯(公元2世紀時的希臘地理學家)的記載，等到這些會議沒有危險以後，羅馬又恢復了它們原有的名稱。


[81]
 　愷撒在《高盧戰記》中經常提到；杜博斯神父一直想證明，這些會議到了羅馬帝制以後還繼續存在，但是沒有什麼證據。


[82]
 　[譯注]塞涅卡生於公元前4年，是羅馬著名的斯多噶派哲學家、政治家和戲劇家，擔任過尼祿皇帝的老師，後因密謀推翻暴政，於公元65年被尼祿逼迫自殺。


[83]
 　普魯塔克和迪翁·卡修斯誇大其詞，說被屠殺的羅馬公民有15萬人之多，我認為數量少一點更為可靠。


[84]
 　西班牙設置25個殖民區；不列顛有9個，包括科爾切斯特、倫敦、切斯特、格洛斯特和巴斯等城鎮。


[85]
 　根據傑利烏斯在《阿提卡之夜》一書的記載，哈德良皇帝感到很驚奇，像尤蒂卡、加的斯和伊塔利卡這些城市，已享有自治市鎮的權力，卻請求給予殖民區的頭銜。這樣的狀況風行一時，使帝國充滿名譽上的殖民區。


[86]
 　 [譯注]拉丁姆這個地區在台伯河以南、亞平寧山脈以西以及坎帕尼亞以北，裡面的城市很早就與羅馬建立同盟的關係，直到公元前338年才廢除。但是這些城市比起意大利其他地區和行省，能獲得更多的特權。


[87]
 　[譯注]公元前52年，高盧人在維辛格托列克斯領導下，發起叛變，將愷撒圍於阿萊西亞。攻防之戰一直打到次年，愷撒獲得勝利，完成對高盧的征服。


[88]
 　阿普列烏斯(公元2世紀文學家，著有《金驢記》)和奧古斯丁(354—430 A.D.，天主教在北非希波教區的主教、哲學家和神學家)在阿非利加遙相呼應，斯特拉博在西班牙和高盧，塔西佗在不列顛為阿格裡科拉作傳，以及帕特庫拉斯之於潘諾尼亞。除了這些人之外，我們在當地的碑銘上還找得到拉丁文。


[89]
 　威爾士、英國的康沃爾郡和法國阿莫裡卡等地的山區，仍舊保存著凱爾特語。我們也可看到一段記載，說阿普列烏斯用布匿語責備一位青年，因為他不會講希臘話，也不懂拉丁語。


[90]
 　僅西班牙而言，就產生哥倫梅拉、昔尼加、盧坎(39—65 A.D.，詩人)、馬修(40—104　A.D.，詩人)和昆體良(35—96 A.D.，修辭家)這些文壇知名之士。


[91]
 　[譯注]西庇阿在公元前210年佔領西班牙，以此為基地贏得對迦太基人作戰的勝利，從此開始在西班牙建立殖民區。圖拉真家族定居該省的伊塔利卡，圖拉真是第一位在意大利境外出生的皇帝。


[92]
 　我認為從狄奧尼西奧斯(公元前1世紀希臘史學家和修辭學教師)到利巴尼烏斯(公元4世紀希臘詭辯家和修辭學家)，沒有一位希臘評論家會提到維吉爾和賀拉斯，他們根本不相信羅馬會產生偉大的文學家。


[93]
 　迪翁·卡修斯提到，此事發生在塞普提米爾斯·塞維魯當政時，約在公元195年左右。


[94]
 　《馬克西姆斯皇帝傳》記載，一位知名的希臘人因為不懂拉丁文，被克勞狄皇帝剝奪出任官職的權利。


[95]
 　在盧克盧斯(117 B.C.—58 B.C.，羅馬大將)的營地裡，1頭牛值1瑞笛，而1個奴隸賣4瑞笛，或者是3先令，見普魯塔克的《盧克盧斯傳》。


[96]
 　參考格羅特(1560—1624 A.D.，荷蘭考古學家)和其他收藏家的搜集品，有大量碑銘由奴隸具名，以紀念其妻兒、朋友和主人，幾乎都在帝制時代。


[97]
 　普林尼認為不事生產，僅供羅馬人擺場面使用的奴隸就有1萬至2萬人之多。


[98]
 　在巴黎的各類傭人大約有4.37萬人，佔居民總數不到12%。


[99]
 　有學識的奴隸身價值數百英鎊，阿提庫斯(西塞羅的友人，雙方有大量書信存世)總是親自教導他們。


[100]
 　羅馬有很多醫生都是奴隸。


[101]
 　塔西佗的《編年史》第十四卷提到，奴隸的主人若被謀殺，奴隸因未盡保護之責，全都要受到處死的懲罰。羅馬法律規定，主人在家中被殺，家中奴隸全要處死。


[102]
 　現代歐洲的人口經統計，如下：法國有2000萬人、日耳曼有2200萬人、匈牙利有400萬人、意大利和所屬島嶼有1000萬人、大不列顛和愛爾蘭有800萬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有800萬人、俄國歐洲部分有1000萬到1200萬人，波蘭有600萬人、希臘和土耳其有600萬人、瑞典有400萬人、丹麥和挪威有300萬人，低地國家有400萬人，總數在1.06億人左右。


[103]
 　根據阿格裡帕在元老院的「演說詞」，以及其他歷史學家的看法，這是羅馬帝國的最佳寫照。


[104]
 　據蘇埃托尼烏斯(1世紀羅馬傳記作家和古物家)的《奧古斯都傳》記載，奧古斯都在羅馬的建築有戰神廟和廣場、在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殿、阿波羅宮及附屬圖書館、蓋烏斯和盧修斯柱廊以及方形柱廊。


[105]
 　[譯注]韋斯巴薌出身平民，率軍隊戰勝禁衛軍即位為帝，生性簡樸，反對奢侈怠惰，誓言消滅浪費，在位10年，增加國庫收入，進行全面的公共建設。


[106]
 　[譯注]大競技場也稱為圓形劇場，是韋斯巴薌和提圖斯建造的，完成於公元80年，坐落在羅馬廣場的東南方，長564英尺，寬467英尺，呈橢圓型，是羅馬最雄偉的公共建築物。


[107]
 　普林尼的《書信集》第六卷提到以下工程是由市民集資完成：尼科米底亞的廣場、供水渠道和運河，尼斯的體育館和耗資9萬英鎊的劇院，普魯薩和克勞狄奧波裡斯的浴場，及辛諾普長達16英里的供水渠道。


[108]
 　[譯注]客蒙(507 B.C.—449 B.C.)是雅典統帥，擊敗腓尼基和波斯聯軍，後來戰死於塞浦路斯島；米太亞得(554 B.C.—489 B.C.)在馬拉松戰役大敗波斯軍隊；忒修斯是傳說中的雅典國王，曾殺死牛頭人身怪；希克索斯為阿提卡第一任國王，是雅典的奠基者；埃阿科斯是宙斯神的兒子，也是希臘英雄阿喀琉斯的祖先，死後成為地獄的判官；朱庇特是羅馬人用來稱呼宙斯的名字。


[109]
 　哈德良在後來做了一個很公正的規定，凡發現的寶藏，由原主和發現人均分。


[110]
 　根據普林尼的說法，這份名單精確可信，排名是按行省的劃分和城市本身的狀況。


[111]
 　旅客若看到這11個城市的現況，一定會痛心，其中七八個已完全毀棄，像海皮普、特拉雷斯、拉奧狄凱亞、特洛伊、哈利卡那索斯、米利都、以弗所、薩第斯。剩下的3個城市，帕加馬成為不到兩三千人的小村落；馬格尼西亞是今日的古茲赫薩，狀況跟前者差不多；士麥拿是還有10萬人口的大城市，仍舊由法蘭克人維持商業和貿易，土耳其人已將整個城市的藝術品摧殘得一乾二淨。


[112]
 　埃及不包括亞歷山大裡亞在內的人口數是750萬人。在馬穆魯克軍政府的統治下，敘利亞有6萬個村莊。


[113]
 　從以下旅行路線可知道各主要城市間的道路狀況：(1)從安東尼邊牆到約克是222羅馬裡(以下均簡稱為裡)；(2)到倫敦是117里；(3)到桑威治港是67里；(4)渡海到法國的濱海布洛涅是45里；(5)到蘭斯是174里；(6)到里昂是330里；(7)到米蘭是324里；(8)到羅馬是426里；(9)到布林迪西是360里；(10)渡海到希臘的都拉斯是40里；(11)到君士坦丁堡是711里；(12)到安卡拉是283里；(13)到塔爾索是301里；(14)到安條克是141里；(15)到提爾是252里；(16)抵達耶路撒冷是168里。整個行程是4080羅馬裡，或是3710英里，一個羅馬裡相當於0.91英里。


[114]
 　在狄奧多西時代，愷撒裡烏斯是一位高級官員，從安條克經驛站到君士坦丁堡。他在夜晚動身，第二天的傍晚到卡帕多細亞，距離是165英里，到達君士坦丁堡是第六天的中午。全程是725羅馬裡，或者是665英里。


[115]
 　普林尼雖然官高權重，還是感激驛站在緊急狀況下為他的妻子提供馬匹。


[116]
 　[譯注]羅馬人征服地中海四周的國家，奧古斯都在位期間消滅為患已久的海盜，故稱地中海是羅馬的內湖。


[117]
 　很可能是希臘人或迦太基人，將新的手藝和產品輸入馬賽和加底斯的鄰近地區。


[118]
 　高盧的冬天嚴寒，這在古代是眾所周知之事。


[119]
 　參閱哈特(1709—1774 A.D.，英國經濟學家)所著《農業隨筆》，這本書非常出名，裡面提到古代和近代各種紫花苜蓿。


[120]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裡很幽默地提到，雖然佩戴琥珀很流行，但是並沒有什麼好處。尼祿曾派遣一位羅馬騎士到原產地去購買大量琥珀，那個地方可能就是現代普魯士的海岸。


[121]
 　[譯注]馬拉巴爾是位於印度西南一帶的海岸，盛產香料，是對埃及貿易的主要地區。


[122]
 　羅馬人稱之為塔普洛巴納，阿拉伯叫它塞倫底布，其在克勞狄即位後才在史籍上有所記錄，後來逐漸成為東方貿易的商業中心。


[123]
 　根據《奧古斯都傳》的記載，當時人認為女性穿絲質長袍是合乎身份的裝飾品，要是男士也穿著就很不得體，會被人瞧不起。


[124]
 　古代兩處主要珍珠產地跟現在相同，就是霍爾木茲(位於伊朗)海岸和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羅馬時代供應鑽石的產地，是現在的孟加拉國。


[125]
 　普林尼的作品中提到過，但是總數較少，只有一半；也有人在計算時，只提到印度，沒有將阿拉伯列入。


[126]
 　普林尼時代金和銀的兌換率大致是1︰10或1︰12.5；到君士坦丁時代，法律規定的兌換率升到1︰14.4。


[127]
 　在普林尼、阿里斯提得斯(2世紀時基督教的擁護者)和德爾圖良(早期基督教神學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類讚揚的文字。


[128]
 　詭辯家波勒摩寫了三篇演說稿，希羅德斯·阿提庫斯給他8000英鎊酬金。


[129]
 　托勒密是公元前2世紀希臘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和數學家，建立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體系，為後世基督教所引用。


[130]
 　[譯注]伽倫是2世紀的希臘醫生、生物學家和哲學家，從動物解剖以推論人體的構造，用亞里士多德學說以闡明醫療功能。


[131]
 　[譯注]羅馬帝國的君主政體和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差異，無法相提並論。就拿皇帝來說，也不如中國古代那樣專制，只能說是披著共和外衣的個人專政而已。


[132]
 　[譯注]獨裁官是共和國負責處理危機的職位，基於緊急狀況或特定需要，由元老院推派，有權召集百人團會議，選舉下任執政官，所做決定護民官不能否決，通常任期為6個月。


[133]
 　[譯注]公元前60年，愷撒、龐培和克拉蘇以操控羅馬的政局為目的，組成第一次三頭同盟，克拉蘇死後自動消失；公元前43年，屋大維、安東尼和雷比達組成第二次三頭同盟，以劃分勢力範圍，後亦不歡而散。


[134]
 　[譯注]依據愷撒在公元前45年9月15日，即被弒前6個月所寫的遺囑，指定屋大維做繼承人，同時成為愷撒的養子，必須以養父的名字為主，自己的名字為輔。


[135]
 　[譯注]奧古斯都的含義有三：第一就字面講是神聖之意；第二是含有權威和影響力；第三作占卜解。按照傳說羅慕路斯依據神聖的占卜建立羅馬城，就意味著奧古斯都與羅慕路斯處於相等的地位，是羅馬第二位建立者，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136]
 　[譯注]公敵名單宣告是內戰時，得勝一方對失敗者所採用的政治迫害，凡列名者不是處死就要放逐，財產全部充公。像是蘇拉得勝後，公敵名單多達6000人，包括90名元老院議員，15位執政官，以及2600名騎士階層人員。


[137]
 　尤里烏斯·愷撒推薦軍人、外邦人和半開化蠻族進入元老院任議員，浮濫的情形到他死後還引起反感。


[138]
 　[譯注]監察官是共和國最尊貴的職位，由百人團大會選出兩位，任期5年，必須擔任過執政官。監察官的職責主要是審查元老院議員資格，核定人民的公民權，以及評定財產等級。


[139]
 　[譯注]第一公民也可以說是首席元老，此一名號用來尊稱元老院第一位被徵詢意見的元老。奧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核定元老院名單時，獲得此一名號。


[140]
 　[編者注]馬克·安東尼(83 B.C.—30 B.C.)是愷撒最重要的指揮官之一，愷撒死後，與屋大維、雷必達組成後三頭同盟。同盟破裂後，馬克·安東尼在屋大維的攻擊下，與古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七世一起自殺身亡。


[141]
 　迪翁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件，把冗長而誇大的演講稿全部記錄下來，我從蘇埃托尼烏斯和塔西佗的《奧古斯都傳》裡引用這一段很普通的講話。


[142]
 　「大將軍」這個稱號在共和國時期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只是部隊的士兵在一次重要戰役獲勝後，對最高統帥的歡呼而已，也帶有「勝利將軍」的含義。等到羅馬帝制以後，皇帝為表示是靠戰功得天下，將這個稱呼作為專用的尊稱。


[143]
 　[譯注]波喜阿斯法案是公元前100年左右頒布的，用來明確律定行省總督的權責。


[144]
 　[譯注]塞姆普羅尼阿斯法案是公元前133年由格拉古提出，主要內容是解決小農的土地問題，防止奴隸增加所帶來的危險，以及確保首都的糧食供應等。


[145]
 　李維(59 B.C.—17 B.C.，羅馬史學家，著有《羅馬史》一四二卷，記述從羅馬建城到公元前9年的歷史)的《羅馬史》第八卷，記載曼利烏斯·托昆塔斯和帕皮裡烏斯·庫索在指揮軍隊時非常暴虐，被控違法，雖引起民眾痛恨，但他們辯稱基於軍隊紀律要求，遂不了了之。


[146]
 　龐培花大量金錢購買選票，才獲得軍事指揮權，在這方面並不亞於奧古斯都。他曾經建立29個城市，賞賜300萬—400萬英鎊給他的部隊，事後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時間拖了很久。


[147]
 　在共和國時代，用人民的名義授權主將實施鳥卜，顯示吉兆的徵候以後，才能要求舉行凱旋式。到了後來，基於政策和宗教原則將這種榮譽完全歸之於皇帝，立功的將領以陪同皇帝參與為榮。


[148]
 　 [譯注]扈從校尉擔任執政官或有軍事指揮權主將的護衛，攜帶權標和斧頭，象徵有打殺的權力。


[149]
 　西塞羅將執政官戲稱為「九五之尊」，其實除任期很短以外，執政官無論在職權和形式上，跟皇帝沒有多大的差別。


[150]
 　護民官的權力到了愷撒出任獨裁官以後，首次有了很大的改變。當然，冠冕堂皇的說法是維護護民官和人民的神聖權利，事實上卻是為了回報護民官給他的支持。


[151]
 　奧古斯都曾經連續擔任9年的執政官而沒有間斷，然後就很巧妙地拒絕這種每年要選舉的方式，自己先離開羅馬，等到動亂發生，事態擴大，迫得元老院給他終身執政官的職權。


[152]
 　格羅特搜集到一件銘文的殘片，上面是元老院頒給韋斯巴薌的敕令，核定他擁有奧古斯都、提比略和克勞狄等前任皇帝的全部權力。


[153]
 　每年的1月1日產生兩位執政官，在一年任期之內，此職務也可由他人取代。法務官員額是16—18人，我沒有提到市政官和財務官，當然不管哪種政府都有負責治安和稅務的官員。在尼祿當政時，護民官合法擁有仲裁權，但是執行時造成很大困難。圖拉真即位後，護民官這個職位可能已經成為虛有其表的頭銜。


[154]
 　暴君有野心要兼任執政官的職位，凡是有道的君王都應該加以推辭。圖拉真在執政官的裁判席前發誓，要遵守古老的傳統和法律的規定。


[155]
 　塔西佗在《編年史》第一卷提到，選舉首次從馬爾斯廣場移到元老院，從此不必再收買或乞求選票，所以候選人很歡迎，但一般百姓得不到好處，因而產生很大的反感。


[156]
 　[譯注]Calends，每個月的1日。


[157]
 　[譯注]Nones，望日向前推的第九天，也就是3月、5月、7月、10月的7日和其他月的5日。


[158]
 　[譯注]Ides，3月、5月、7月、10月的15日，其餘各月的13日。


[159]
 　一位個性軟弱的君王，常常會受到家臣的操縱和控制，奴隸的權勢讓羅馬人感到羞恥，元老院還要奉承帕拉斯和納喀索斯。要是現代皇帝的寵臣是個正人君子，這多少是件僥倖的事。


[160]
 　[譯注]預定繼承人的繼承權可因血統更近之親屬的誕生而失效。


[161]
 　君主政體建立兩個世紀後，馬可·安東尼皇帝推崇布魯圖斯是典型的羅馬有德之士。


[162]
 　很可惜塔西佗的《編年史》喪失這幾卷，不知道他對這件事的看法，使我不得不相信約瑟夫斯(37—100 A.D.，猶太祭司、學者和歷史學家)所採用的謠傳，或者是迪翁和蘇脫紐斯的揣測之詞。


[163]
 　奧古斯都要恢復古代嚴格的軍紀要求，在內戰以後，對軍隊不再很親熱地稱呼他們「弟兄們」，而是直接稱他們為「士兵們」。提比略即位之初，駐守潘諾尼亞的兵團發生大規模兵變，元老院要赦免他們，提比略堅決主張嚴懲。


[164]
 　[譯注]尼祿在克勞狄皇帝的葬禮上講的話，原意與這個有點出入。


[165]
 　第一次是卡米盧斯·斯克裡波尼努斯在達爾馬提亞起兵反對克勞狄，不過5天工夫，就為自己的部隊所背棄。第二次是安東尼烏斯在日耳曼反叛圖密善。第三次是馬可·安東尼在位時的亞維狄斯·卡修斯為部下擁立。後面兩次都拖延幾個月，內訌才平息下來。我們很清楚卡米盧斯和卡修斯為了掩飾自己的野心，都是打著「恢復共和」的幌子，卡修斯特別提到是要維護家族的榮譽。


[166]
 　韋斯巴薌皇帝聽見家譜學家說他的家世，可以追溯到希臘的偉大英雄人物時，就不禁捧腹大笑。


[167]
 　迪翁肯定這些傳聞全是虛構，圖拉真去世時，哈德良還在行省當總督，可以澄清這些難以解釋的事件。


[168]
 　哈德良為了將安提努斯神格化，用他的名字來為勳章、雕像、廟宇、城市、神諭和星座命名，這可說是哈德良最為人詬病之處。然而我們要知道，在羅馬帝國初期這15位皇帝中，只有克勞狄在愛情方面算是完全正常。


[169]
 　若非有勳章和銘文的記載，我們還不知道有此事，皮烏斯果真有他人難及之處。


[170]
 　皮烏斯在位的23年間，馬可只有兩個晚上不在宮內。


[171]
 　[譯注]努馬·龐皮留斯(715 B.C.—673 B.C.)，傳說是古代羅馬七王相繼執政的王政時期第二位國王，曾創立宗教曆法和各種宗教制度。


[172]
 　馬可的敵人說他偽善，不像皮烏斯那樣簡樸，有的地方連維魯斯都不如，在這方面的懷疑看來是對個人最大的恭維。如果馬可算是偽善，那麼大可以說愷撒很怯懦，或者圖裡是個傻瓜。一般而言，仁慈寬厚和公平正直不像聰明機智和英勇無畏那樣容易得到別人的肯定。


[173]
 　[譯注]《沉思錄》是馬可於第二次馬科曼尼戰役(169—175 A.D.)期間，在格蘭納河畔的軍營中以希臘文寫成，用隨筆的風格記下個人的感想。很薄的一本書，共有十二卷，由於是在他死後才流傳出來，當代的臣民沒有閱讀的機會。


[174]
 　在他第二次出發平定日耳曼人之前，為羅馬人民開辦一個哲學講座，整整上了3天的課，後來到希臘和亞細亞的城市，也舉行同樣的活動。


[175]
 　[譯注]季蒂昂的芝諾(約336 B.C.—264 B.C.)古希臘哲學家，雅典斯多噶學派的創始人，哲學體系以倫理學為中心，認為人應順從統治宇宙的理性。


[176]
 　維特裡烏斯僅是浪費在飲食上，7個月就用掉600萬英鎊，皇帝的地位尊貴無比，很不容易認定這是罪大惡極還是正當用度。塔西佗說他根本就是一頭豬，看來這句粗話倒是說得很傳神。


[177]
 　[譯注]羅斯坦是波斯傳說裡的英雄人物，經常出現在史詩之中。


[178]
 　拔擢奴隸出任國家的高級官員，這在土耳其是很正常的事，比波斯更為普遍。所以位於高加索山區那些生活困難的國家，像是格魯吉亞和切爾克斯輸出很多奴隸，等於是給東方世界供應統治者。


[179]
 　夏爾丹(1699—1779 A.D.，法國畫家，擅長異國風情和靜物)說過，有些歐洲旅客在波斯時，講起我們的政府是多麼的自由和開明，但是他們認為我們政府的官員根本不稱職。


[180]
 　[譯注]希爾維狄烏斯是1世紀羅馬斯多噶學派的哲學家，他維護元老院的權力，要求實行共和，反對第一公民的權利，最後被韋斯巴薌處死。


[181]
 　[譯注]塞拉西是希爾維狄烏斯的岳父，也是斯多噶學派哲學家，因密謀推翻尼祿而被處死。


[182]
 　他們以西庇阿和加圖為例。馬塞盧斯·伊庇琉斯和克裡帕斯·維比烏斯在尼祿當政時取得250萬英鎊，這些都是不義之財。就是因為有錢，他們才得到韋斯巴薌的庇護。像雷古拉斯這種人就是普林尼寫諷刺詩的對象，有次被控從元老院接受執政官用的飾物和價值6萬英鎊的禮品。


[183]
 　王族的罪行在過去只有背叛羅馬人民。奧古斯都和提比略認為自己是人民的護民官，所有行為都受到保護，將這種權力盡量擴大應用的範圍。


[184]
 　日耳曼尼庫斯那位人品高貴而又命運悲慘的遺孀被處死以後，元老院盛讚提比略的仁慈，說他既沒有把她當眾絞死，也沒有像對待一般罪犯那樣，鉤住屍體拖過傑莫尼亞廣場的台階。


[185]
 　塞裡法斯島是愛琴海的一個小島，上面滿佈岩石，居民的生活極其貧苦而且被人遺忘，因為奧維德(43 B.C.—17 A.D.，古羅馬詩人，作品有《變形記》)放逐在此，整日哀傷慟哭而出名。看來他是接到命令要在幾天之內離開羅馬，自己坐船到托米去報到，連衛兵和獄卒都不需要。


[186]
 　提比略在位時，有一個羅馬騎士想要逃亡到帕提亞人那邊去，結果在西西里海峽被截獲，後來也就不了了之。這在一位猜忌心很重的暴君來說是很不平常的事，據說是他忘記交代要懲處。


[187]
 　《羅馬皇帝傳》中提到阿維狄烏斯·卡修斯曾為此迭有怨言，事實上是抱怨派系之間的傾軋，但絕不是無中生有的說法。


[188]
 　朗普裡狄斯說福斯蒂娜不在乎別人對她的批評。那時的羅馬可說是謠言滿天飛，很多史書採用道聽途說的資料，但人們對她的指責並無實際證據。


[189]
 　[譯注]丘比特是羅馬神話裡的愛神，裸體，有雙翅，手執弓矢，希臘神話稱之為厄洛斯。


[190]
 　全世界都在笑馬可輕信婦人之言，但是達西爾夫人煞有介事地告訴我們，如果妻子願意放下身段來掩飾，丈夫通常都會受騙。


[191]
 　[譯注]朱諾是羅馬神話裡的主神，身為天後，是天神朱庇特之妻，主生育、婚姻，是婦女的保護神，地位相當希臘神話中的赫拉；維納斯是愛與美之女神，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阿佛洛狄特；克瑞斯是穀物和耕作女神。


[192]
 　尤里安皇帝批評馬可，說他將福斯蒂娜神格化，是完美人格中唯一的缺失。


[193]
 　康茂德是第一位「生而為帝者」(他的父親在他出生以前已經登基)，埃及每年頒發的獎牌上有他的年齡，代表的意義是他的統治年數，也就是說他一出生就統治整個帝國，這是諂媚奉承的新招數。


[194]
 　[譯注]美國好萊塢在2000年出品一部名叫《角鬥士》的電影，獲得該年度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金像獎，就是以康茂德統治時期作背景，很多場面拍攝得很逼真，但是情節與正史有很大的出入。


[195]
 　[譯注]誇迪人是古老的日耳曼民族，屬條頓族的一支，居住在奧得河上游和多瑙河之間，與馬科曼尼人為鄰，雙方時和時戰，使得羅馬帝國的北疆一直動亂不寧；馬科曼尼人是主要的日耳曼民族，最強悍好戰，歷史上最早提到是在《高盧戰記》第一卷，該族和其他日耳曼人渡過萊茵河，入侵高盧，被愷撒所擊敗。


[196]
 　[譯注]羅馬內戰結束後，勝者對戰敗一方之處置極盡殘酷之能事，發佈「公敵名單」以求趕盡殺絕。於是很多榜上有名的人，到處藏匿以逃避追捕，因而產生「告發者」，為獲得懸賞，四處打聽逃亡人員下落，再向官府舉發。此種風氣相沿成習，就有職業告發人出現，對政治的惡化和人性的墮落產生很大的影響。


[197]
 　[譯注]內戰時，交戰軍隊為對某一問題獲得共識，會互派代表團商討。尤以圍城時，被圍部隊在投降前會派出代表團談判，通常要求能代表全體官兵意願者，所以派遣人員的階層通常不高，且經過公開選舉，軍團的百夫長為主要人員。帝制以後，戍守在外的軍團日多，才會發生派遣代表團到首都向皇帝和元老院請願之事。


[198]
 　迪翁對佩倫尼斯的評價不像其他歷史學家那樣惡劣，這種持平之論看來較可靠。


[199]
 　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羅馬人從亞細亞傳入「眾神之母」的崇拜，這節慶稱為美珈利西亞。從4月4日開始一連6天，街道擁擠著瘋狂的遊行隊伍，劇院全是觀眾，桌旁坐著不請自來的賓客，軍警不出面維持秩序，全城充滿歡樂氣氛。


[200]
 　[譯注]弗裡基亞是小亞細亞中西部的小國家，居民是在公元前3世紀從歐洲經色雷斯遷入此地區。


[201]
 　迪翁曾經提到，沒有一個釋放奴的財富能與克利安德相比。不過，帕拉斯的財產高達5200萬英鎊。


[202]
 　根據迪翁的說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羅馬每天有2000人死亡。


[203]
 　克利安德為了表示謙虛，沒有接受禁衛軍統領的頭銜，但實權卻是在他的手中。就像其他的釋放奴一樣，不管在哪個部門，都稱為書記或者是秘書，克利安德稱自己是「利劍」，表示負責主子的個人安全。


[204]
 　不知道是指禁衛軍步兵還是城防支隊，這支部隊有6000人，但是它的職稱和紀律與部隊人數很不相稱。


[205]
 　[譯注]馬可在兒子幼年時，安排有17位教師督導他的功課，其中有4個文法教師，4個修辭學教師，1位教法律，還有8位教哲學。就古代的狀況而言，這種教學方式給學生帶來沉重的壓力，難怪康茂德不願唸書!這倒是跟我國古代皇帝教育皇子的情形有點相像，尤其清朝更是如此。


[206]
 　[譯注]赫拉克勒斯在勒梅安山谷殺死一頭猛獅，成為他十二大功績的第一功；埃裡曼托斯山有只兇惡野豬，為害附近人畜，赫拉克勒斯設陷阱將其活捉，是他的第四功。


[207]
 　阿非利加的獅子飢餓時，為害沒有防護設施的村莊或耕種地區，不論傷害到人或家畜，都是無罪的行為，且不受懲處。這種皇室的野獸是供皇帝享受打獵之樂，或運到首都供競技場表演。若倒霉的農夫殺死一隻獅子，即使是自衛也要遭到很嚴厲的處罰，這種很特別的「獵物法」到霍諾留當政，執行才沒有那麼嚴格，一直要到查士丁尼時代才取消。(譯按：中國人在古代談起暴政就說「率獸食人」，這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208]
 　鴕鳥的脖子有3英尺長，由17個脊椎骨組成。


[209]
 　康茂德殺死的動物是一隻鹿豹，或者是長頸鹿，這是四足獸裡最高聳、最文雅，也是最無用的動物，生長在阿非利加的內陸。


[210]
 　任何一位正常的皇帝，都會禁止元老院議員和騎士階級人員參加這種可恥的行業。暴君才用威嚇和利誘要大家下場去格鬥，尼祿有次在競技場讓40名議員和60名騎士參加演出。


[211]
 　[譯注]角鬥士除了盾劍手和網戟手以外，還有弓弩手，使用弓箭和投石器；雙刀手，雙手各執一把短刀；戰車手，在戰車上作戰；獸斗手，與野獸搏鬥。


[212]
 　他每次接受的報酬是100萬塞斯退司，約為8000英鎊。


[213]
 　[譯注]從公元前105年起就有角鬥士學校，帝國時期羅馬有四所，意大利各地有幾所，亞歷山大裡亞有一所，此外還有私人的訓練場所。訓練的人員除了在競技場參加格鬥，還可以擔任私人的衛士和保鏢。


[214]
 　維克托告訴我們，康茂德只讓與他格鬥的對手拿鉛制的武器，當然，他也害怕這些人在絕望之下會做出犯上的行動。


[215]
 　他不僅勇敢也很謹慎，大部分時間都退隱在鄉村，並同時宣稱自己年事已高，視力不好。迪翁說：「除了佩爾蒂納克斯當政那段短暫時間外，我從未在元老院見到過他。」就是此時所有病痛都消失了，待皇帝被謀殺，他的老毛病全都發作。


[216]
 　康茂德隨時會把統領換掉，由於他的反覆無常，即使最親信的侍從也會送命。


[217]
 　佩爾蒂納克斯生長在皮德蒙特地方的阿爾巴·龐培亞，是一位木材商的兒子，以下是他的經歷，按著年齡的次序排列：(1)擔任百夫長；(2)在敘利亞、帕提亞戰爭及不列顛擔任支隊的隊長；(3)在梅西亞指揮一個騎兵分隊，或是一個側翼的騎兵；(4)任埃米利亞大道的後勤補給官；(5)在萊茵河指揮一支船隊；(6)出任達契亞的地方長官，年薪有1600英鎊；(7)指揮一個軍團的老兵部隊；(8)獲得元老院議員的身份；(9)獲得法務官的身份；(10)在雷提亞和諾裡庫姆首次指揮一個軍團；(11)在175年任執政官；(12)隨馬可到東方；(13)指揮在多瑙河的軍隊；(14)奉皇帝指派任梅西亞總督；(15)任達契亞總督；(16)任敘利亞總督；(17)任不列顛總督；(18)監督羅馬的糧食供應；(19)以代行執政官頭銜任阿非利加總督；(20)任羅馬的郡守。希羅狄安非常欣賞他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但是卡皮托利努斯搜集很多市井謠言，指責他貪贓枉法獲得大量財產。


[218]
 　尤里安在任愷撒時，指責佩爾蒂納克斯是謀害康茂德的幫兇。


[219]
 　[譯注]通常在夏天選出次年的執政官，1月1日在元老院議場舉行隆重就職典禮。皇帝打算要帶著角鬥士參加，可以說對這一莊嚴的典禮藐視到了極點。


[220]
 　迪翁說這種宴會就是皇帝和一位元老院議員吃晚餐；卡皮托利努斯從下人那裡聽到的消息，好像跟這個說法不一樣。


[221]
 　極為節儉的皮烏斯給他的後繼者在國庫留下25億塞斯退司，約為2000萬英鎊。


[222]
 　除了想把無用的裝飾品變成現金外，迪翁指出佩爾蒂納克斯還有兩個不為人所知的動機：希望暴露康茂德的邪惡生活，還有就是打探出買者是誰。這些人值得注意。


[223]
 　雖然卡皮托利努斯在佩爾蒂納克斯的私生活上，找出很多有虧細行的地方，但是他和迪翁以及希羅狄安一樣，對佩爾蒂納克斯的施政作為讚不絕口。


[224]
 　要是卡皮托利努斯的話可信，那麼他提到法爾科在佩爾蒂納克斯繼位那天，行為舉止不但暴躁而且不禮貌。皇帝認為他少不更事，很明智地對他加以規勸。


[225]
 　蠻族的居留地就是現代的列日主教轄區。這些士兵可能屬於禁衛軍巴塔維亞騎兵隊，他們一直以勇敢和大膽自豪，能夠騎馬渡過寬闊而急湍的河流。


[226]
 　[譯注]這個原則就今日而言亦至為合理。國家除非處於戰時，經動員以後兵力較高外，平時的常備部隊不應超過總人口1%的比例。


[227]
 　最早是9000到1萬人，分為若干個支隊，維特裡烏斯將兵力增加到1.6萬人。從現存碑銘上面找到的資料來看，以後的數目大致維持在這個標準。


[228]
 　禁衛軍營區在羅馬城的西北方，靠近城牆，位於基裡那爾和維米納爾兩座小山寬廣的山頂。


[229]
 　維特裡烏斯和韋斯巴薌打內戰時，禁衛軍營區的攻防作戰，就像圍攻防務森嚴的城市那樣，使用各式各樣的投射器具。


[230]
 　克勞狄是第一個當過士兵而後爬上皇帝寶座的人，他最先發給禁衛軍賞金，每人1.5萬塞斯退司(約120英鎊)。馬可和盧修斯·維魯斯很平穩地登上帝座，每人還發了160英鎊。從哈德良的抱怨中，可以知道需要的總金額很龐大，他在升做愷撒時，花了大約相當於250萬英鎊的金額。


[231]
 　從李維的《羅馬史》第一卷和狄奧尼西烏斯的《古羅馬史》第二卷，可以知道羅馬主權屬於人民，包括選舉國王在內。


[232]
 　最初徵召的人員限於拉丁姆、埃圖裡亞和古老的殖民區，奧托皇帝為了感謝起見，特別賜給他們「意大利之子」「羅馬青年」等頭銜。


[233]
 　迪翁、希羅狄安和卡皮托利努斯這3位歷史學家，都認為存在拍賣帝座這個事實。但只有希羅狄安很肯定地說，士兵們站在壁堡上喊價。


[234]
 　斯帕提阿努斯在這段歷史中，把尤利安努斯的個性和賄選最可惡的情節都加以淡化處理。


[235]
 　迪翁·卡修斯那時正擔任法務官，就是尤利安努斯的政敵。


[236]
 　我們從這裡發覺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新皇帝不論是用什麼手段獲得帝位，立刻就有一大群貴族簇擁在他旁邊。


[237]
 　這裡有兩位作者的說法相互矛盾，我只有盡力調和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史實。


[238]
 　就是波斯特米亞家族和切約尼亞家族，前者是羅馬歷史上第五任執政官。


[239]
 　斯帕提努斯搜集很多的資料，但並沒有加以整理，把很多的德行和惡行都混雜在一起，形成張冠李戴的現象。


[240]
 　佩爾蒂納克斯幾年前擔任不列顛總督，有次士兵嘩變，但他並未處死任何一人。


[241]
 　在安條克的約翰·瑪拉拉所著的《編年史》裡，提到他的國人熱心參加各種節日慶典，不僅崇尚迷信，而且更喜愛歡樂的生活。


[242]
 　在《羅馬皇帝傳》裡提到，埃及的底比斯國王是羅馬的盟國，也是尼格爾的朋友。要是作者沒有弄錯，這個向羅馬納貢的王朝，在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它的名字。


[243]
 　可以參閱韋勒烏斯·帕特庫拉斯(公元1世紀羅馬的士兵和歷史學家)對這次戰爭的記事，他當時在提比略的軍隊裡服役。


[244]
 　這是希羅狄安在那時所持的觀點，現代的奧地利人會承認這種說法嗎？


[245]
 　康茂德在給阿爾比努斯的信裡，指出塞維魯就是位有野心的將領，而且塞維魯攻訐阿爾比努斯指揮不當，想要搶去他的位子。


[246]
 　潘諾尼亞很窮，無法湊出這樣一大筆錢，可能是在軍營裡先答應，等得勝以後到羅馬再支付。至於到底給每人多少，我採用卡索邦推測的數目。


[247]
 　塞維魯稱帝的地點，希羅狄安說是在多瑙河河岸，按照斯帕提阿努斯的說法是在卡農圖姆，而維克托又說是薩巴裡亞。休謨認為以塞維魯的出身和地位，當時要稱帝的份量還不夠，所以他是以主將的身份向羅馬進軍，也沒有想到事態的發展能夠完全如他所料。


[248]
 　這是照韋勒烏斯·帕特庫拉斯的算法，從潘諾尼亞邊界到羅馬只有200英里。


[249]
 　[譯注]阿爾比努斯從不列顛到羅馬，要跨過海峽，橫越整個法國，再翻過阿爾卑斯山，到羅馬的路程約有1300英里；而尼格爾從敘利亞到羅馬，要跨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亞得裡亞海，路程更為遙遠。


[250]
 　[譯注]羅馬每個軍團有10個支隊，每一支隊有3個連隊，連隊再分為兩個百人隊，軍團以金鷹為標誌，連隊則有連隊隊標。士兵入營服役，要發誓用生命保護金鷹和隊標，絕不遺棄，作戰時的行動要聽從連隊隊標的指揮。


[251]
 　這並非嚇小孩的話，迪翁把它當一回事記錄下來，可見這種狀況不止發生一次。


[252]
 　[譯注]愷撒的《阿非利加戰記》記載，朱巴國王有100多頭大象要參加作戰，愷撒手下的部隊聽到就很驚慌，於是愷撒下令由意大利運幾頭大象過來，讓士兵熟悉這種動物的外觀和習性，好知道如何對付。


[253]
 　根據迪翁和希羅狄安的看法，不是意大利各地的戍衛部隊缺乏戰力和技術，而是人心渙散和鬥志消沉所致。


[254]
 　[譯注]灶神是羅馬最古老的女神，也是家庭的守護神，公開的祭祀儀式由6位灶神處女負責。灶神處女選自6—8歲的女孩，誓言保持貞潔，而且貞潔有關國運，極受重視，侍奉的時間以30年為限。


[255]
 　[譯注]羅馬的祭司有大祭司、占卜官、十五人祭司團、七人祭司團、阿爾瓦萊斯兄弟團、蒂蒂祭司團和外交儀典團等職稱和組織。


[256]
 　維克托和優特羅皮烏斯(公元4世紀末羅馬歷史學家)曾提到，在米爾維亞的摩爾橋附近發生一次戰鬥，但當時的作家並沒記載。


[257]
 　佩爾蒂納克斯在3月28日被弒，塞維魯最可能是4月13日稱帝，在66天裡面，先要扣除16天。我們認為他在登基以後，最少要花10天準備，才能使大軍開始運動，剩下只有40天可以作急行軍之用。我們計算從維也納附近到羅馬有800英里，若塞維魯的軍隊每天行軍20英里，中間就無法暫停或休息。


[258]
 　迪翁是元老院的議員，協助籌備這次大典，所以在傳記裡做了非常生動的描述。


[259]
 　盧坎(1世紀羅馬敘事史詩詩人)的意圖並不是要吹捧愷撒，但是確實把他視為心目中的英雄。在長詩《法薩利亞》第十卷，敘述愷撒在同一段時間內，可以與克莉奧帕特拉談情說愛，抵抗埃及大軍的圍攻，又能和當地的哲人討論問題。實在說，這是最高明的讚頌之辭。


[260]
 　從公元193年4月13日塞維魯登基那天算起，到阿爾比努斯死於公元197年2月19日為止，前後不到4年。


[261]
 　他打算指定尼格爾和阿爾比努斯做繼承人，是他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因為他對這兩位既不尊重也不關心，完全是一種偽善的行為，這種批評終其一生都沒有停止。


[262]
 　康茂德首先採取這種做法，塞維魯證明這樣做很管用。他在羅馬時發現，對手的主要支持者的子女都在羅馬，他可以利用小孩恐嚇或利誘他們的父母。


[263]
 　這次會戰的地點是特雷武平原，離開里昂有3—4里格(譯按：league，每1里格約等於3英里)。


[264]
 　[譯注]這種可恥的情況在共和國時期並不常見，執政官領軍出戰，戰敗時就隨之犧牲。等到內戰開始，主將戰敗常棄軍逃走，最有名的一次是龐培在法薩盧斯會戰，未等分出勝負，看大勢不好拔腿先逃。還有就是安東尼在阿克興海戰，因克莉奧帕特拉怯戰退走，以致功敗垂成。


[265]
 　據推測大多數是小型長龍，還有一些雙層槳船以及少數三層槳船。


[266]
 　這工程師叫普裡斯庫斯，因技術高明所以沒有被殺，轉為征服者服務。


[267]
 　雖然斯帕提阿努斯和一些現代希臘學者，根據迪翁和希羅狄安的說法，言之鑿鑿，但是我們確認拜占庭被毀，是在塞維魯死後很多年的事。


[268]
 　迪翁告訴我們只有29人，但是《羅馬皇帝傳》裡列出41個人的姓名，其中有6個人都叫佩西尼烏斯。


[269]
 　[譯注]庇主是最初建立殖民區的領導人，受其保護的人民，或曾接受恩惠的部落，稱之為部從。庇主有世襲的地位，可傳之子孫。在羅馬世界裡，庇主和部從是極重要的社會關係。


[270]
 　塞維魯舉辦的各種競技和比賽的節目非常壯觀，他建的糧倉可以儲存7年的穀物，同時每天發放2500誇特(2萬蒲式耳)糧食給民眾。


[271]
 　可以參閱施潘海姆有關古代勳章的論文，還有就是碑銘，以及學識淵博的旅行家像是斯蓬、惠勒、肖和波科克等人的作品。他們在阿非利加、希臘和亞細亞見到塞維魯的公共紀念物，比其他羅馬皇帝要多。


[272]
 　他率領常勝軍到帕提亞的首府塞琉西亞以及泰西封，我應該在適當的位置敘述一下這些戰爭。


[273]
 　尤維納利斯(1世紀羅馬的諷刺詩人)在他的第十六首諷刺詩裡，對士兵的跋扈和特權有很生動的描述。但這首詩並非他的作品，從詩的風格和內容看來，好像是要我們相信，作於塞維魯或他的兒子所統治的時代。


[274]
 　他濫用權力最令人髮指的事，就是閹割100多位羅馬自由奴，有些已經結婚甚至做了父親。他這樣做僅為了在他的女兒嫁給年輕國王時，就像東方的皇后那樣尊貴，有一群太監伴隨在身邊。


[275]
 　迪翁和希羅狄安都提到，這件事連亞歷山大裡亞的文法教師都很清楚，也知道普勞提阿努斯是罪有應得，但是羅馬元老院完全不敢置喙。


[276]
 　迪翁·卡修斯這個論點可說是一針見血，法學家費盡心力編成《羅馬法典》，從另一面來看，都是為了維護特權。


[277]
 　[編者注]「子平之學」，根據人的生辰推算人的運程的方法。中國北宋時期的徐子平精於此道，被後世術士宗之。


[278]
 　蒂爾蒙特(1637—1698 A.D.，法國教會歷史學家)認為塞維魯和朱麗亞在公元186年的婚事，是經由福斯蒂娜皇后的介紹，後來從迪翁的著作中知道福斯蒂娜死於公元175年，為此感到狼狽不堪。這位博學的史料編纂家可能忘記了，因為迪翁說的是塞維魯做夢有這麼一回事，並不是事實，而且一個夢並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譯按：為了使婚姻合法，蒂爾蒙特是否想到他們的婚禮應該在羅馬的維納斯神廟舉行？)


[279]
 　巴西努斯是他的第一名字(譯按：也就是本名，早期羅馬人的本名只有20個，其中最普通的有10個，所以產生很多的重複，很容易張冠李戴)，這是取自他外祖父的名字。他即位以後就僭用安東尼的稱號，當時的法學家和歷史學家都用這個名字來稱呼他。等他死後，大家因為討厭他，所以給他取了綽號，像是塔倫圖斯和卡拉卡拉，前面那個名字是來自一個很有名氣的角鬥士，第二個名字的意思是高盧的長袍，他推廣這種服裝讓羅馬人民穿著。


[280]
 　蒂爾蒙特很獨斷地認為，卡拉卡拉在公元198年先得到奧古斯都的尊號，到了公元208年才與格塔同時即位當皇帝。


[281]
 　古代不列顛的《奧西恩之歌》所提到的卡拉庫爾，就是羅馬歷史裡的卡拉卡拉，麥克弗森(1710—1765 A.D.，英國學者和歷史學家)和惠特克(1735—1808 A.D.，英國歷史學家)對這點都有意見。在喀裡多尼亞戰爭時，大家知道塞維魯的兒子被稱為安東尼。要是蘇格蘭高地的吟遊詩人用他的綽號來描述，這點看起來很奇怪。一直要等這個皇帝死後，羅馬人才用卡拉卡拉這個名字叫他，那也是4年以後的事，而且古代歷史學家很少用這名字。


[282]
 　[譯注]英國古詩謠《奧西恩之歌》裡傳奇式的國王，完全是神話人物。


[283]
 　希羅狄安提到兩兄弟住進羅馬的皇宮，將這個區域平分使用。休謨對這種說法感到很驚奇，因為在帕拉廷山的建築物周圍不過1200英尺，看起來實在太小一點。但是我們要知道，富有的議員在市區外面建有廣大的庭園和宮殿，大部分都被皇帝籍沒充公。要是格塔居住在西郊雅尼庫隆山的別莊，而卡拉卡拉進駐梅西納斯在埃斯奎林山的花園，這兩位敵對的兄弟相隔有幾英里遠，中間還是有其他的皇家庭園，像是原來屬於阿格裡帕、圖密善和蓋烏斯的花園，都在城市的邊緣，用橋樑通過台伯河和街道，這些地方都可連成一片。希羅狄安要想在這方面說得很清楚，除了再寫一篇論文，還要附上古代羅馬的地圖。


[284]
 　[譯注]博斯普魯斯海峽是將羅馬帝國劃分為兩部分的最佳界線，要是這樣形成東羅馬帝國，首都就不會在君士坦丁堡，因為國都不能放在邊界，何況還位於歐洲。


[285]
 　每一座羅馬軍營裡，靠近主將住處邊有一間小廟，供奉軍隊的保護神，還有軍團的鷹幟和主將的權標，可以用宗教力量來加強紀律要求，這是一種很好的制度。


[286]
 　格塔的哥哥說要將他和諸神供奉在一起，好接受祭祀。目前仍舊發現有一些獎章上銘刻著尊格塔為神明的浮雕。


[287]
 　當時的喜劇作家不敢在他們的劇本中提到格塔的名字，而在遺囑中提到他名字的人，財產會被充公。


[288]
 　他可能是赫爾維斯·普裡斯庫斯和賽拉西·帕埃特斯的後裔。這些仁人志士的義行，雖然沒起什麼作用，但是在塔西佗的稱譽下獲得不朽的聲名。


[289]
 　帕皮尼安據說是朱麗亞皇后的親戚。


[290]
 　[譯注]亞格裡皮娜的兒子就是尼祿皇帝，這位母親為了讓兒子當皇帝，用盡心機，甚至毒殺其夫克勞狄皇帝。等到尼祿即位，母親執掌大權，後來因權力引起衝突，尼祿派人將其母殺死，然後由塞涅卡向元老院寫信解釋，說是亞格裡皮娜陰謀叛變，被發覺後自殺身亡。


[291]
 　提比略和圖密善沒有離開過羅馬附近地區，但是尼祿到希臘短期旅行過。


[292]
 　留下的人遭到殘酷的殺戮，逃走的人難免被指為不忠不義的叛徒。亞歷山大裡亞人激怒暴君，可能是他們嘲笑卡拉卡拉和他母親有亂倫的行為，也可能是城市裡發生動亂。


[293]
 　沃頓懷疑這句格言是卡拉卡拉自己講出來的，只是他推到自己父親身上。


[294]
 　迪翁告訴我們，卡拉卡拉每年給軍隊額外的賞賜，總數高達7000萬第納(約為235萬英鎊)，迪翁認為軍費的支出，比貪污腐化更為嚴重，因為那時禁衛軍士兵每年的薪餉是1250第納；而奧古斯都在位時，是每天2第納，或者是每年720第納；到了圖密善當政，將士兵的薪水增加四分之一，到達960第納。我們知道禁衛軍的人數從1萬人增加到5萬人，再加上不斷的加餉，巨額的開支就會把整個帝國拖垮。


[295]
 　[譯注]埃德薩是奧斯若恩的首都，後來成為羅馬的殖民地，現在是土耳其的烏爾法，靠近敘利亞的邊界。


[296]
 　[譯注]亞里士多德在亞歷山大13歲時擔任他的老師，並帶著他住在一個叫作米扎的小村，教導他3年之久，奠定他成為古往今來第一偉大人物的基礎。提到卡拉卡拉對亞里士多德門徒的迫害，是指當時柏拉圖學派和亞里士多德學派形成對立，雙方攻訐不已所引起。


[297]
 　[譯注]查理十二(1682—1718 A.D.)是瑞典國王，是當時的名將，作戰身先士卒，也是舉世所譽的英雄。他發起北方戰爭，擊敗丹麥、俄國、撒克遜和波蘭，成為歐洲強權，1708年再進攻俄國，敗於波爾塔瓦會戰，1718年攻挪威時陣亡。


[298]
 　[譯注]1700年，查理十二在納爾瓦會戰中，擊敗兵力多5倍的俄軍，俄皇彼得大帝僅以身免。然查理十二未乘勢追擊，反而轉征波蘭，給俄軍東山再起的機會。


[299]
 　卡拉卡拉喜歡使用亞歷山大的名號和標徽，這可以從這位皇帝頒發的獎章看出來，上面有很荒謬的浮雕，一面像是亞歷山大，另一面像是卡拉卡拉的容貌。


[300]
 　埃拉伽巴盧斯指責他的前任竟敢篡奪王位，禁衛軍統領只有奉令清理議事廳時，才能進入元老院，後來是普勞提阿努斯和賽亞阿努斯為了個人的利益才破壞這項規定。他們實際上是從騎士階級升起來，但當了議員，甚至成為執政官，還是要保留統領的職位。


[301]
 　馬克裡努斯生長在努米底亞的愷撒裡亞，後來成為普勞提安的管家，等到普勞提安覆滅時，可以說間不容身地逃脫危險。他的政敵說他的出身是奴隸，也當過為人所不齒的角鬥士，像這種誹謗敵手身世和背景的手法，好像從希臘的辯士開始，一直延續到現代那些知名人物，看起來都是一樣。


[302]
 　迪翁和希羅狄安提及馬克裡努斯的美德和罪惡，都能保持公正無私的態度，但是在《羅馬皇帝傳》裡給他寫傳記的作者，受到埃拉伽巴盧斯御用文人的影響，運用很多材料將他抹黑。


[303]
 　作者的立場與皇帝的意圖一樣清楚，指的是老兵和新兵，但沃頓弄錯了對象，認為指的是新成立的軍團和原有的軍團，在對待上有所不同。


[304]
 　[譯注]埃米薩現在是敘利亞西部的霍姆斯，長久以來是阿拉伯王國的交通中樞和商業中心。


[305]
 　[譯注]羅馬的太陽神稱索爾，可能是從埃及傳進來，每年的祭典是8月9日，後來受希臘的影響祭祀阿波羅，而埃拉伽巴盧斯所引進的太陽神是敘利亞的神祇。


[306]
 　按照朗普裡狄斯的說法，亞歷山大·塞維魯活了29年3個月7天，他在公元205年12月12日出生，被殺於公元235年3月19日。他的表兄登基時可能約17歲，這時的他是13歲。這種計算比較符合歷史上所說的年輕皇帝，但希羅狄安說是少算了3歲。同時，依據一份錯誤的年表，他把埃拉伽巴盧斯的在位期多加了2年。


[307]
 　假冒的安東尼發出一份很有吸引力的號召，要是士兵將長官的頭砍下帶過來，就可以得到長官的財產和職位。


[308]
 　戰事發生在伊密村附近，離安條克大約22英里。


[309]
 　[譯注]亞述帝國在公元前835年提到米底人，並已經與他們進行不斷的戰爭。米底曾在公元前7世紀成為強權國家，大約在公元前556年為居魯士所推翻。


[310]
 　這個名字是由敘利亞語轉化過來，意思是「虔誠事奉太陽神」。


[311]
 　[譯注]帕拉丁山是羅馬七山之一，其餘六山順時針依序是基裡那爾山、維米納爾山、埃斯奎林山、西連山、阿芬丁山、卡皮托山，而帕拉丁山正好在中央，羅馬帝國的皇宮就在此處。


[312]
 　埃拉伽巴盧斯派人闖進灶神聖所把一座神像帶走，並認為就是智慧女神，但負責祭祀的貞女說，她們偷天換日，讓這群褻瀆的侵入者拿走一座贗造的神像。


[313]
 　[譯注]帕拉斯就是希臘的雅典娜女神，掌管技藝、智慧和戰爭。


[314]
 　[譯注]阿斯塔特是腓尼基人的神祇，也是生殖和性愛女神。


[315]
 　帝國臣民被迫送這對新婚夫婦大批禮物，且在馬梅婭統治下，雷厲風行的搜刮使得民不聊生。


[316]
 　發明新的春藥可得到豐盛酬勞，要是味道不好或沒有效用，就不准發明人吃東西，只能吃獻上來的藥物，一直要到發明新的藥物，並且使得皇帝滿意為止。


[317]
 　他從來不吃海魚，但到離海很遠的地方，就要大家準備很多難以找到的魚類，而且愈是時令不合難以得到的東西，愈要得多，故意讓內陸的農民多花冤枉錢。


[318]
 　希爾羅克裡斯享有這樣的權位，若非他採用陰謀手段，藉著藥物把對手佐提庫斯弄倒，讓佐提庫斯的力氣名不符實，因而被趕出宮廷，他可能就會被佐提庫斯取而代之。舞者成為城市郡守，賽車手被任命為巡邏隊隊長，理髮匠成為糧食局長，這3位重要的首長及很多下級官員，都是因為某器官肥大而被任命。


[319]
 　《羅馬皇帝傳》的編輯雖容易相信別人的話，但同樣認為這些描述過於誇大他的罪行。


[320]
 　[譯注] 希爾羅克裡斯是斯多噶學派哲學家，皇帝嬖倖也用此名，可說是一種反諷。


[321]
 　有關埃拉伽巴盧斯逝世和亞歷山大登基的年代，各家說法不一，這問題很複雜，但我還是贊成迪翁的意見。他的計算無懈可擊，很多學者都認為很正確。埃拉伽巴盧斯在位的時間，從戰勝馬克裡努斯起到公元222年3月10日被殺，一共是3年9個月4天，但是有人問到為什麼會有紀念他擁有護民官權力第五年的獎章？我們認為埃拉伽巴盧斯把馬克裡努斯在位這段時間給刪除掉了，因為他是卡拉卡拉的兒子，所以統治時期是從父王過世算起，這樣一來有第五年的獎章就很合理。


[322]
 　元老院所以如此草率，是要破壞對帝座覬覦者的願望，同時也要防止軍隊傾軋。


[323]
 　監察官米提盧斯·努米底庫斯在一場對羅馬人的公眾演講中提到，如果老天爺可以讓他們沒有女人的幫助仍能活下去，他們就可以從讓人頭痛的伴侶中解救出來。他所推薦的婚姻，是為了盡公眾的責任，而犧牲個人的歡樂。


[324]
 　希羅狄安提到這位貴族很無辜；《羅馬皇帝傳》根據德克西普斯的權威說法，指責這位貴族有罪，因為他要謀害亞歷山大的性命。這兩人的看法南轅北轍，但是迪翁有無可否認的證據，就是馬梅婭對年輕皇后嫉妒而且極為殘酷。亞歷山大對她不幸的命運深感惋惜，但是也不敢反對他的母親。


[325]
 　可以參閱《羅馬皇帝傳》裡有關他的傳記，編者記下一大堆瑣碎無聊的生活細節，反而把很有趣的軼事給刪掉了。


[326]
 　[譯注]柏拉圖的《共和國》重點在於人才的培養和運用，以及如何發揮知識的力量；西塞羅的《論共和國》討論理想的政府形式，分析君主政體、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優劣，反映當代的政治狀況，為羅馬共和國的弊病對症下藥。


[327]
 　[譯注]古希臘每年在伊琉西斯舉行的秘密宗教儀式，祭祀穀物女神得墨忒爾。


[328]
 　從會議記錄摘要知道，亞歷山大和元老院的爭執發生在公元222年3月6日，這時他登基近一年，羅馬人在他統治下感到幸福，所以元老院要把安東尼的稱號頒給他的家族，作為榮譽的頭銜，但是要先等待，看亞歷山大是否不願僭用這個稱號。


[329]
 　[譯注]士兵行軍時背負行囊和糧食，裝在木架上用繩索綁在肩部，除了個人的武器還要攜帶兩根木樁，用來建造防壁，所以每個人的負擔很重。所謂口糧就是麥粒，用手磨磨成麥粉後煮食。


[330]
 　雖然《亞歷山大傳》的作者提到，士兵為反對烏爾比安而叛變，但他沒有提悲慘結果，因為會暴露政府的軟弱。從這個有意的疏忽，可以知道作者所持的態度。


[331]
 　尤里烏斯·愷撒用同樣的「老百姓」稱呼，平息一場叛亂，這個字眼對士兵而言是很輕視的言辭，把犯規的人貶到很不榮譽的地步。


[332]
 　他的傳記裡提到是出自梅泰利家族，這個說法實在太會奉承，因為在短短12年以內，梅泰利家族出了7位執政官，舉行了5次凱旋式。


[333]
 　《羅馬皇帝傳》提到亞歷山大的生活完全是一幅理想畫面，模仿《居魯士的教育》裡對大流士的描述。他當政的作為根據希羅狄安的記載，非常理性而溫和，這與當時的歷史狀況也很吻合，但是迪翁片斷性地提到很多招致反感的事項，大部分現代作家還是相信希羅狄安。持反對立場最力的人士，算是尤里安皇帝，對於優柔軟弱的「敘利亞人」和他那無比貪婪的母親遭遇的下場，他感到很滿意。


[334]
 　[譯注]維愛是埃圖裡亞地區的伊特拉斯坎城市，雙方在羅馬建城以後一直不和，發生很多次戰爭，被圍甚久，終於在公元前396年被羅馬完全摧毀。


[335]
 　依據狄奧尼西烏斯很精確的計算，從這個城市到羅馬只有100個斯塔德，或者是十二英里半，可能有些前哨會推進到埃圖裡亞的邊界。納爾迪尼(17世紀意大利歷史學家)在他所寫的論文中，反對一般的意見和兩位教皇的權威看法。他認為維愛不在奇維塔·卡斯泰拉尼，應該位於羅馬和布拉恰諾湖的中途，一個叫伊索拉的小地方。


[336]
 　[譯注]佩爾修斯是馬其頓國王，公元前172年與羅馬發生第三次馬其頓戰爭；公元前168年6月皮德那會戰被羅馬將領保盧斯擊敗，最終被俘送往羅馬監禁。


[337]
 　[譯注]農神是意大利古老的神祇，在冬季有很大的慶典活動，廟宇位於卡皮托山的下方，是羅馬帝國的金庫。


[338]
 　不論是優波克、腓尼基泰倫還是亞歷山大泰倫，都比雅典泰倫重一倍。


[339]
 　加的斯在公元前1000多年由腓尼基人興建。


[340]
 　普林尼提到達爾馬提亞也有一座銀礦，每天生產量是50磅。


[341]
 　利普修斯(1547—1606 A.D.，荷蘭學者和政治理論家)算出的歲入是1.5億金克朗。他寫的書雖然很博學，但也充滿過多的想像。


[342]
 　普林尼觀察到，印度貨物在羅馬出售是原價的100倍，這讓我們知道關稅的結果。


[343]
 　古代不知道鑽石切割的技術。


[344]
 　布紹在他的論文中，引用古代《學說匯纂》裡的這份目錄，然後做非常冗長的評論。


[345]
 　兩年以後，提比略拿征服卡帕多細亞王國為理由，減免消費稅的一半，只實施很短的期間，又恢復原來的稅率。


[346]
 　羅馬的法律已延續很多代，母系親屬一直沒有繼承權，這種不合理的規定到查士丁尼時代才完全廢除。


[347]
 　參閱小普林尼的《書信集》，很多人都因為在生前受到他的好處，所以死後就會用致贈遺產來表示謝意，當然還是有限度。有位母親剝奪兒子的繼承權，好把遺產給他，而他的做法是對他們進行調停。


[348]
 　貢金通常不會承包出去，所以賢明的君主通常會豁免行省幾百萬第納的債務。


[349]
 　普林尼仔細描述新公民所遭遇的狀況。圖拉真公佈的法律對他們非常有利。


[350]
 　通常的貢金要是付10個奧瑞金幣，現在只要繳交三分之一個奧瑞金幣，但是鑄幣的成色要遵照亞歷山大的規定。


[351]
 　可以參閱阿格裡科拉、韋斯巴薌、圖拉真、塞維魯和他3個對手的傳記，那個時代有名望的人物都要有這樣的經歷。


[352]
 　過去還找不到連續三代繼承帝座的例子，現在三代父死子繼才成為常態。登上愷撒的寶座好像都子息不豐(雖然他們經常離婚，但好像也不管用)。


[353]
 　希羅狄安和維克托提到，馬克西明當時指揮特裡巴利亞騎兵隊，同時負責新兵的訓練和紀律。要是他被任命為最高軍事指揮官，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晉陞，他的傳記作家應該特別記下來。


[354]
 　對於不負責任的傳記作家提到的不可置信的狀況，我通常會持保留態度，像這樣極不合理的敘述，可以置之不理。有的記載是說皇帝的弄臣無意間進入帳篷，驚醒熟睡中的皇帝，弄臣害怕受到處罰，就唆使心懷不滿的士兵採取謀殺的行動。


[355]
 　卡利古拉是4位皇帝裡登基時年齡最大的一位，當時他25歲，卡拉卡拉是23歲登基，康茂德是19歲，尼祿還不到17歲。


[356]
 　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懂希臘語。在當時只要受過普通的教育，就會用希臘語交談和寫信，何況他還是色雷斯人。


[357]
 　所有歷史學家中，希羅狄安對馬克西明的敗德惡行反感極深，口誅筆伐不遺餘力。


[358]
 　馬克西明的妻子經常很溫柔地提出明智的勸告，有時也會阻止一些暴虐的事件。從現存的獎章上知道這位仁慈的皇后名叫寶莉娜，她在馬克西明之前過世，享有女神的名銜。


[359]
 　就是將他比作斯巴達克斯(公元前73—前71年奴隸暴動的首領)和阿塞尼奧(當時著名的角鬥士，綽號雅典人)。


[360]
 　[譯注]擔任財務官的職位就可以進入元老院任議員，由平民大會選出。羅馬的財務官負責國庫管理和財政事宜，行省的財務官負責全省的財政，管理作戰經費，是主將的法定副手。


[361]
 　這個市鎮位於富裕的拜薩西恩地區，在迦太基的南方150英里，戈爾狄安頒贈殖民區的頭銜，建有非常宏偉的競技場，一直到現在都保存得很好。


[362]
 　[譯注]公元前133年，漢尼拔的征服者西庇阿的孫子提比略·格拉古出任護民官，為民請命，要將公有土地分配給窮人，後被暗殺身亡。其弟蓋約於公元前123年也出任護民官，繼承亡兄遺志，要讓意大利盟國人民獲得羅馬公民權，結果在暴動中被殺。兩兄弟之死，引起一個世紀的革命和內戰，終於使共和政體遭到絕滅。


[363]
 　龐培豪華的府邸在羅馬城東，後來為馬可·安東尼據有，等到三人執政團解體，就變成皇家的產業。圖拉真皇帝不僅同意而且鼓勵有錢的元老院議員購買那些大而無當的宮殿，所以，戈爾狄安的曾祖父才有機會獲得龐培的府邸。


[364]
 　這四種大理石分別產於克勞地亞、努米底亞、卡裡斯提亞和森納地亞。羅馬附近的大理石並不名貴，但卡裡斯提亞出產碧綠色的大理石，而森納地亞的產品更值錢，白色底質上有紫色橢圓形斑點。


[365]
 　有時會有500對角鬥士演出，每一場不會少於150對。他有次讓100名西西里人騎著卡帕多細亞的駿馬表演馬戲，供作狩獵表演的野獸有熊、野豬、野牛、鹿、麋鹿和野驢等等，皇家主辦的節目才可以有大象和獅子。


[366]
 　[譯注]羅馬有4名市政官，任期一年，負責的區域以羅馬市界為限，管理的項目是街道、供水、排水、垃圾、衛生、交通、公共建築、市場、娛樂等。


[367]
 　參閱《羅馬皇帝傳》裡保留的來往信件，可以知道亞歷山大尊重元老院的職權，對議會指派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敬表同意。


[368]
 　小戈爾狄安的侍妾，每位都有三四個小孩。他留下的「作品」絕非毫無價值。


[369]
 　元老院在開會討論時，為了保密起見，所有的奴僕和書記都不准在場。這是從共和國時期就保留下來的議事紀律。


[370]
 　這段激昂慷慨的講話是從《羅馬皇帝傳》裡直接翻譯過來，好像是引用最原始的元老院記錄。


[371]
 　戈爾狄安在位時間，有的書籍上面記成一年六個月，根據卡索邦和潘維裡烏斯的校正，改為一個月零六天。也有人提到兩位皇帝在航行途中，因船隻遇到暴風雨翻覆而溺斃，這就更不可靠。


[372]
 　在《羅馬皇帝傳》裡提到這段是依據元老院的記錄，但是日期錯誤，因為同時是阿波羅祭典期間，可以據以修正。


[373]
 　巴爾比努斯是高乃裡烏斯·巴爾布斯的後裔，巴爾布斯身為西班牙貴族，成為希臘歷史學家賽奧法尼斯的養子，得到龐培的幫助獲得羅馬公民的身份，西塞羅為此事發表雄辯。後來愷撒與巴爾布斯建立友誼，升他為執政官和大祭司。外鄉人從來沒有獲得這種職位和榮譽，他的侄子在阿非利加擔任總督，獲得凱旋式，也是外國人中第一位。


[374]
 　這是佐納拉斯(11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的說法，但是近代的希臘學者都不甚可靠，對於3世紀的歷史無知到可悲的程度，他們虛構幾位皇帝，還硬要找出史實來證明。


[375]
 　希羅狄安認為元老院在卡皮托神廟召開會議，對這件事進行激烈的辯論，《羅馬皇帝傳》的記載很可信。


[376]
 　那時代粗心大意的作者留下很多困擾：(1)希羅狄安提到馬克西穆斯和巴爾比努斯在卡皮托節慶那天被殺，琴索尼蘇斯(3世紀一位羅馬作家)很肯定地說是在公元238年的競技比賽那天，但沒有說明月份和日期；(2)元老院推選戈爾狄安為帝，很肯定地說是5月27日，但不知是當年還是前一年。蒂爾蒙特和穆拉托裡持不同的看法，各有一群學者支持，但都是漫無目標的推測之辭。


[377]
 　孟德斯鳩以活潑甚至高尚的方式表達出這位獨裁官的情緒。(譯按：這是指蘇拉在得勝回羅馬以後，大殺民黨之事)


[378]
 　[譯注]尤里安·阿爾卑斯山脈位於意大利、斯洛文尼亞和奧地利交界處，是意大利進入多瑙河地區的孔道。


[379]
 　穆拉托裡認為雪融化應該是指七八月份，而不應在2月份，若此人一生都住在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之間，那他的話一定很有份量。但我認為：(1)只在拉丁文的譯本裡提到很長的冬天，那是穆拉托裡的主要依據，但是希羅狄安的希臘文正本裡沒有這段話；(2)從太陽和降雨的變化看來不像是春天，而是夏天，由馬克西明的士兵所暴露的環境就可以知道。我們也知道有幾條溪流在雪融以後全部注入提馬維烏斯河，維吉爾的詩裡提到過，在阿奎萊亞東邊約12英里。


[380]
 　貝列努斯是凱爾特人的神祇，很像希臘的阿波羅，接受這個名字是基於元老院的感謝。廟宇裡供奉光頭的維納斯神像，為的是向阿奎裡亞的婦女致敬，在這座城市遭到圍攻時，她們把長髮剪下來，編作投射器的繩索。


[381]
 　馬克西明的在位時期一般都說得不很精確，優特羅庇斯認為是三年零幾天。我們可以找到很完整的拉丁文原本，而且以皮阿尼烏斯的希臘文譯本校正過。


[382]
 　八又三分之一羅馬尺相當於8英尺，比例是0.967︰1。相傳馬克西明一天可以飲7加侖的酒，吃下30—40磅的肉，拉得動重載的大車，一拳可打斷馬腿，用手可捏碎石頭，也可以將小樹連根拔起。


[383]
 　參閱《羅馬皇帝傳》，執政官克勞狄烏斯·尤利安努斯給兩位皇帝的賀函。


[384]
 　主要是批評對元老院的歡呼過於輕率，等於是對士兵惡意的侮辱。


[385]
 　[譯注]其實羅馬政治體制的重點就是防止獨裁專制，像是共和國的執政官一次要選兩位，每月輪流負責處理政事，任期只有1年，距離第二次當選要間隔10年，領軍作戰也是執政官各領兩個軍團，還有輪流指揮等等，所以要把這種精神想盡辦法延續下來，也就不足為奇了。


[386]
 　昆塔斯·克爾提烏斯(公元1世紀羅馬歷史學家和傳記作者)在皇帝即位那天極盡恭維之能事，不外乎四海昇平、國泰民安這些賀詞。要是注意這些字句，我認為更適合戈爾狄安登基時的狀況。


[387]
 　從兩封信可以看出來，這些豎閹被逐出宮廷時，發生了小小的暴力事件，好像是戈爾狄安已批准罷黜他們的行動。


[388]
 　[譯注]雅努斯神廟的大門在羅馬發生戰爭時期打開，獲得和平以後關閉。


[389]
 　當時知名的新柏拉圖學派哲學家柏羅丁，為了增廣見識，希望能到印度，所以參加這次遠征。


[390]
 　離奇爾切西烏姆鎮大約20英里，正在兩個帝國的邊界。


[391]
 　墓碑文字不妥，李錫尼下令將碑文刮掉，他與菲利普或有親戚關係。


[392]
 　菲利普是波斯特拉(現在敘利亞的布司拉)土著，當時約40歲。


[393]
 　馬穆魯克在埃及的軍政府，可以為孟德斯鳩提供材料，使其對同一階層的統治狀況做出正確對比。


[394]
 　不管基於何種理由，怎麼可以把阿爾及爾政府描述成貴族政治？每個軍政府都在絕對的專制獨裁和粗野的民主制度這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游離。


[395]
 　《羅馬皇帝傳》對這件事的記載根本無法自圓其說，菲利普怎麼能在指控他的前任以後，又將他尊之為神？他在下令公開處決以後，對致元老院的信件中，如何解釋自己的清白？菲利普是個有野心的篡位者，但絕不是瘋狂的暴君。


[396]
 　羅馬最後這次慶典的記載非常可疑而且不清楚，在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不應如此，但是的確舉辦過這場盛會。教皇卜尼發斯八世提出天主教大赦年，就是模仿百年祭的構想，要恢復古代的習俗。


[397]
 　間隔是100年或者是110年，瓦羅(公元前1世紀，羅馬將領、學者和諷刺詩人)和李維採用前者，女預言家認定是後者。不論怎樣，克勞狄和菲利普這兩個皇帝，都沒有嚴格遵守神諭。


[398]
 　賀拉斯的史詩對百年祭有詳盡的描述。


[399]
 　瓦羅推算羅馬的建城是在公元前754年，一般都能接受，也有人認為年代要更早一些。但是牛頓爵士(1642—1727 A.D.，英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認為晚很多，他認為是公元前627年。


[400]
 　古代的編年史學家引用韋勒烏斯·帕特庫拉斯的話，從尼努斯即位到安提奧庫斯被羅馬人擊敗，亞述人、米底人和馬其頓人，一共統治亞細亞1895年。尼努斯即位發生在公元前2184年，安提奧庫斯之敗發生在公元前289年，根據亞歷山大在巴比倫所做的天文觀察，整個年代好像有50年的誤差。


[401]
 　[譯注]尼努斯是古代傳說的亞述國王，也是尼尼微創建者；塞米拉米斯是亞述女王，以美貌、聰明和淫蕩知名，是巴比倫創立者，也是前者之妻。


[402]
 　[譯注]薛西斯(519 B.C.—465 B.C.)是波斯帝國的國王，大流士之子，率軍18萬入侵希臘，在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海戰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亞會戰中，敗於希臘聯軍手中。文內所提200萬人是依據希羅多德的說法，數目實在太大了。


[403]
 　[譯注]亞歷山大在公元前335年率領步兵3萬、騎兵5000進軍亞洲，公元前331年9月在高加梅拉會戰擊敗波斯大軍20萬，接著征服西亞直抵印度河，建立前所未有之大帝國。


[404]
 　[譯注]托羅斯山脈在土耳其半島南部與海岸平行，等於將最精華的地區給羅馬人。


[405]
 　[譯注]希羅多德最早提到西徐亞人，以武力和蠻勇著稱，分為兩部，一部居於黑海北部的大草原，另一部在裡海的東邊，公元前7世紀征服整個亞洲的西部，在公元前100年左右被驅回，後不知所終。


[406]
 　歐提奇烏斯(4世紀安條克的主教，反對阿里烏斯教派、尼西亞會議)以及克裡尼的摩西(5世紀亞美尼亞的文學家)所認為的重大事件，發生在塞琉古即位後538年，換算為羅馬人的時間，早不過康茂德在位第10年，晚可能到菲利普當政期間；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4世紀羅馬軍人和歷史學家)很嚴謹地引用古老的歷史資料，提到阿薩息斯王朝在4世紀中葉時還統治著波斯。


[407]
 　這個皮匠名叫巴貝克，士兵名叫薩珊，阿爾達希爾根據前者用巴貝甘為姓，所有繼承人根據後者用薩珊作為稱號。


[408]
 　[譯注]大流士(550 B.C.—486 B.C.)在位時，波斯帝國的國勢最盛，為了制服西面之強敵，於公元前491年率7萬人入侵希臘，馬拉松會戰失敗鎩羽而歸。


[409]
 　[譯注]「萬王之王」是埃及國王最早使用的頭銜，後來為東方的君主所沿用；基督教用來稱呼上帝或耶穌基督。


[410]
 　海德(1636—1703 A.D.，英國東方學者)和普裡多(1648—1724 A.D.，英國東方學者)搜集波斯傳說，在很多著名的歷史記載裡加上自己的推斷，認為瑣羅亞斯德和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居魯士的孫子，是波斯帝國的國王)是同時代人物。但很多與大流士約在同時代的希臘作者把瑣羅亞斯德所處的時代，推前數百年甚至上千年。學識淵博的評論家莫伊爾(1672—1721 A.D.，英國維新黨政治評論家)，反對他的舅舅普裡多博士的看法，認為這位波斯先知的年代要早得多。


[411]
 　古代的慣用語稱為聖書，這種語文的註釋用貝爾維語還算很現代，是缽羅缽語的主要形式，但是從很早開始就不是活用的語言。單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這些著作有多古老，後來譯為法文傳到歐洲。


[412]
 　我在原則上根據丹克提爾翻譯的《阿維斯陀聖書》，參考海德的論文，寫出這段介紹的文字。但是我特別要說明，先知刻意使用晦澀不明的辭語，很多地方用東方式的譬喻，再加上法文和拉丁文的譯本表達不夠清晰，像這樣刪節過的波斯神學，很容易發生錯誤成為異端邪說。


[413]
 　現代的祅教徒稱為佩爾西人，把阿胡拉提升到全能者的地位，同時把阿里曼貶到等級較低的反叛惡靈。


[414]
 　普裡多舉出很多理由，認為以後的祅教允許興建廟宇。


[415]
 　[譯注]密特拉傳入羅馬以後成為男性之神，在二三世紀受到普遍的崇拜，但是各種儀式變得非常神秘。依據祆教教義，密特拉是光明之神阿胡拉的兒子，也是真理、純潔和榮耀之神。


[416]
 　參閱祆教經典《薩德》，裡面提到道德和倫理方面的戒律不多，但是儀式上的繁文縟節非常詳盡，像是一個虔誠的教徒無論在何處，凡是剪指甲或小便，就得跪拜和祈禱15次，在繫上神聖的腰帶時也要如此做。


[417]
 　海德和普裡多都認為基督教的教階組織受到祅教很大的影響。


[418]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提到很重要的兩點：(1)祅教從印度的婆羅門得到最神祕的經典；(2)他們雖有階級，但都是同一部落或家族。


[419]
 　有關十一稅的神性義務，顯示出瑣羅亞斯德律法和摩西律法之間的共同性，但我們只能這樣表示，祅教的祭司後來依據需要，把篡改的文字加入先知的經文中。


[420]
 　普林尼認為，魔法(magic)靠宗教信仰、自然現象和天體運動來掌握人類。


[421]
 　薛西斯聽從祅教祭司的建議，摧毀希臘的廟宇。


[422]
 　摩尼教徒被祅教視為基督教同樣的異端，很羞辱地遭到處死。


[423]
 　這類殖民區特別多，塞琉古·尼卡托建立了39個城市，都用自己或者親戚的名字來命名，塞琉古王朝的年號一直用了508年，直到公元186年才停止使用，在帕提亞帝國裡希臘城市的獎章上可以看得到。


[424]
 　現代波斯人將那個時期按各不同民族的王朝來加以區別。


[425]
 　歐提奇烏斯提到底格里斯河梅塞尼的圍攻，有些情節很像尼蘇斯和斯庫拉女妖的故事。


[426]
 　很多年來，塞傑斯坦的王子捍衛著自己的獨立。浪漫故事通常會將當時的事件在時間上加以轉換，說是過去很久以前發生的情節，因此把賽傑斯坦的羅斯坦王子那些神話式的勳業，轉接到真正的史實上，這也並非不可能的事。


[427]
 　印度洋的格德尼西亞海岸從加斯克角一直延伸到果地爾角，我們幾乎不能歸為波斯的疆域。亞歷山大時代以來人煙稀疏，居住著一個名叫伊克錫法吉的野蠻民族，他們不知道任何手藝，也不承認有主人，險惡的沙漠將他們與世界隔開。12世紀時，有一個名叫泰伊茲的小鎮，因阿拉伯商人而繁榮。整個國家到最後分為3個小諸侯，一個是伊斯蘭教徒，兩個是偶像崇拜者，都保持獨立，反對阿拔斯王朝的繼承人。


[428]
 　巴比倫、塞琉西亞、泰西封、摩代因和巴格達這些城市經常會弄混淆，不容易找出精確的位置。


[429]
 　[譯注]蒙古人征服印度以後建立蒙兀兒王朝，開始於1526年巴布爾稱帝，最盛時期擁有印度北部和中部以及阿富汗。到了1707年奧瑞齊布在位，國勢已經衰弱，整個王朝在1857年被推翻。


[430]
 　好奇心極強的旅行家伯尼爾(17世紀英國歷史學家和傳教士)跟隨奧朗澤布大君的營地，從德裡到克什米爾。他提到這個非常龐大的移動城市，護衛的騎兵有3.5萬人，步兵有1萬人，整個營地有15萬頭馬匹、騾子和大象，5萬隻駱駝和5萬頭牛，有30萬—40萬人，幾乎整個德裡城都跟著宮廷走，以供應極為繁複的需要。


[431]
 　誇德拉圖斯引用《羅馬皇帝傳》的記載為羅馬人的行為辯護，聲稱是塞琉西亞的市民首先不守信用。


[432]
 　安條克文雅的市民認為埃德薩住著混血的野蠻人，不過，在敘利亞的三種方言中，以埃德薩所講的最精純也最文雅。


[433]
 　[譯注]尼西比斯是美索不達米亞東北部的主要城市和貿易中心，塞維魯時代是羅馬在東方最主要的據點和司令部。


[434]
 　這個王國後來不用奧斯若恩當國號，另外取了一個名字，延續了353年，最後一任國王是阿布加魯斯。


[435]
 　[譯注]呂底亞國王克囉囌斯在公元前550年左右征服所有愛奧尼亞和伊奧尼亞的希臘城市，建立一支艦隊用來攻佔愛琴海上的島嶼。


[436]
 　色諾芬(譯按：431 B.C.—350 B.C.，希臘的將領和歷史學家，率領1萬名希臘傭兵幫小居魯士對抗阿爾達希爾的戰爭——現在這位阿爾達希爾就是用他的名字，他著有《遠征記》《希臘史》。)在《居魯士的教育》這本書的序言中，讓我們對居魯士帝國幅員的廣大有個很清楚的概念。希羅多德特別提到，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把波斯帝國分為20個行省。


[437]
 　大流士在高加梅拉會戰中，他的軍隊有200輛裝鐮刀的戰車；提格蘭的大軍有重裝騎兵1.7萬人，結果被盧克盧斯擊潰；安條克(國王)帶著54頭大象進入戰場對付羅馬人，他經常與印度的君王開戰與媾和，有次曾經集結150頭大象，但是也許會被質疑，像印度這樣有實力的國家，是否會用700頭大象組成一道戰線；根據塔韋尼爾很深入的調查，莫臥兒大君並沒有三四千頭大象，只不過有500多頭用來運行李，八九十頭參加作戰。希臘人對於居魯士帶到戰場的大象數目有不同的說法，昆塔斯·克爾提烏斯認為有85頭，發揮很大的作用。暹羅這個國家有很多大象，非常受到重視，他們的軍隊有9個旅，每個旅配有18頭大象，要是在戰爭中用上全部的162頭，還是不大可能。


[438]
 　蒂爾蒙特認為希羅狄安所提到的地理位置非常不正確，常帶來很多困擾。


[439]
 　克裡尼的摩西特別拿米底的入侵當作例子來說明，強調是亞美尼亞國王科斯羅伊斯擊敗阿爾達希爾，一直把他趕到印度的邊界。事實上科斯羅伊斯是依靠羅馬人的盟友，所以過分誇大他的功跡。


[440]
 　可以參閱希羅狄安對這次戰爭的記載，但是一般人只引用《羅馬皇帝傳》的資料。


[441]
 　歐提奇烏斯提及亞美尼亞國王科斯羅伊斯·努息萬把《阿爾達希爾法典》送給所有的省長，當作統治國家的基本法則。


[442]
 　波斯在古老的傳說年代以後，經歷很長的黑暗期，從薩珊王朝才開始有真正的歷史。


[443]
 　在希羅狄安和馬爾切利努斯這兩個歷史學家之間，可以看出不同的論點，這是相隔150年所造成的自然結果。


[444]
 　波斯人仍舊是高明的馬術騎士，他們的馬匹在東方算是最優良的品種。


[445]
 　從希羅多德、色諾芬、希羅狄安、馬爾切利努斯和夏爾丹的作品中，我摘錄有關波斯貴族的記載，好像每個時代都會存在對羅馬帝國的潛在威脅，或許薩珊王朝特別嚴重。


[446]
 　瑞典當代的科學家認為波羅的海的水位在降低，大約是每年半英吋。20個世紀以前，斯堪的納維亞平坦的地區都被海水淹沒，只有高地露出海面，形成很多面積很大的島嶼。我們可以從梅拉、普林尼和塔西佗的作品中獲得一些觀念，那就是波羅的海四周有很多面積很大的國家。


[447]
 　從古代的記錄中得知，在多瑙河地區，放到桌上的酒會凍結成大塊的冰。色諾芬的《遠征記》提到，不論是士兵還是哲學家，在色雷斯都感到極為寒冷。


[448]
 　連最好奇的日耳曼人，也不知道這個森林有多大，據說有人在裡面走了60多天。


[449]
 　克盧維裡厄斯(1580—1632 A.D.，意大利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曾經調查過黑希尼亞森林的剩餘部分。


[450]
 　[譯注]聖勞倫斯河的緯度比那兩條河低，但西歐受墨西哥灣流影響，氣候比加拿大溫暖。


[451]
 　奧勞斯·魯德貝克很肯定地說，瑞典婦女通常要生10—12個小孩，就是20—30個也不是很少見，但是他的權威說法還是值得懷疑。


[452]
 　普魯塔克提到辛布裡人可以用寬大的盾牌，從積雪的山嶺上滑下來，讓人看到覺得很驚奇。


[453]
 　羅馬人可以在各種天候下作戰，有良好的紀律，可以採取有效的措施，來保持身體的健康和戰鬥的勇氣。值得一提的是，從赤道到極區這些不同的國家裡，所有的動物當中只有人能夠生存和繁殖，此外就是豬的適應性最強。


[454]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提到高盧人順著多瑙河遷移，分散到希臘和小亞細亞等地。但是塔西佗只發現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部落還可以追溯它的高盧血統。


[455]
 　根據基廷博士所著《愛爾蘭史》所述，巨人帕索拉努斯是諾亞的第八代子孫，創世開始的第1978年，5月14日那天在明斯特海岸登陸。雖然他成功開創基業，但是他的妻子行為放蕩，家庭生活得不到幸福，使他非常氣憤，以致殺死她所喜愛的獵犬。這位學識淵博的歷史學者敘述得很正確，愛爾蘭首次出現女性不貞的例子。


[456]
 　[譯注]雅弗是諾亞的第三子，也是所有歐洲人的共同祖先。


[457]
 　[譯注]參閱《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章巴別塔和變亂口音。


[458]
 　他的著作並非很難見到，貝爾從《亞特蘭提卡》這本書中選用很精彩的兩篇。


[459]
 　我們信得過學者的權威，不必就古老的北歐碑文也就是如尼文進行無謂的爭論。博學的攝爾西烏斯是一位瑞典學者和哲人，他的論點是如尼文不管怎麼說，比起羅馬人用的字母，已將圓弧簡化成直線，這樣雕刻起來比較方便。我們還要補充幾句，最古老的如尼碑文假定是在第3世紀，但是提到如尼文字的作家中，最早是韋南提烏斯·福圖納圖斯，他生於6世紀末葉。


[460]
 　克盧維裡厄斯經常批評亞歷山大裡亞的地理學家不夠精確。


[461]
 　日耳曼人策動科隆的烏比人反抗羅馬人的奴役，爭取自由，恢復古老的生活方式，獲得成功以後，堅持要立即推倒殖民區的城牆。


[462]
 　西裡西亞的村莊分佈很零落，相互之間要隔幾英里路。


[463]
 　[譯注]不倫瑞克位於德國中部地區，薩克森位於德國東南靠近捷克的邊界。


[464]
 　墨西哥人和秘魯人沒有使用錢幣和鐵器，各種技藝還是很進步，但是在提這些技藝以及興建的紀念物時，敘述的事實過於誇張。


[465]
 　日耳曼人可能是從羅馬人那裡學來賭博，但是天生具有好賭成性的精神。


[466]
 　[譯注]法國這兩區是出產葡萄酒的天堂，香檳地區的香檳酒和勃艮第地區的紅酒，更是個中翹楚。很多酒莊打著羅馬帝國旗號，表示年代遠久，質量優良。


[467]
 　[譯注]查理大帝(742—814 A.D.，法蘭克王國的國王)在公元800年經教皇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擊敗伊斯蘭教的擴張，建立橫跨整個歐洲的大帝國，首都亞琛成為當代的學術中心。


[468]
 　愷撒的《高盧戰記》第一卷裡提到，從瑞士出來的海爾維第亞族有36.8萬人。到了現在，佩德沃德(位於日內瓦湖北岸一個很小的區域，以好客、文雅著稱)的人口只有11.2萬多人。


[469]
 　保羅·迪亞科努斯(8世紀倫巴第的歷史學家)這批學者認為，遷移是很正常而且普遍的必要措施。


[470]
 　威廉·坦普(1628—1699 A.D.，英國政治家和文學家)爵士和孟德斯鳩對於這個題材一直是充滿著幻想。


[471]
 　[譯注]馬裡亞納(1536—1623 A.D.)是西班牙歷史學家，著有《西班牙史》；馬基雅維利(1469—1527 A.D.)是佛羅倫薩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著有《君主論》；羅伯遜(1721—1793 A.D.)是蘇格蘭的歷史學家，著有《蘇格蘭史》。


[472]
 　弗倫息米烏斯對於羅馬人不尊重北國的女王，感到極為憤怒。


[473]
 　難道我們不認為「迷信是專制之母」？奧丁(北歐神話的主神和世界統治者，這個神話的族群能維持到公元1060年)的後裔據說統治瑞典超過1000年，烏普薩的廟宇就是宗教和帝國的古老所在地。我發現公元1153年有一項特別法令，除國王衛隊外，禁止其他人等使用和佩帶武器，難道不是對打算恢復古老制度的一種曲解？


[474]
 　我們古老的議會需要投票表決的案子不多，但是上議院議員最大的問題，就是武裝的隨員太多。


[475]
 　[譯注]歐洲君主國的「諸侯」是貴族階級的頭銜，層級有時比公爵高，而且一定會有封地，像日耳曼就有很多的選侯國。


[476]
 　通姦的淫婦會被人用鞭子抽打著趕過村莊，不管有錢或是美貌都無法獲得同情，也找不到第二個丈夫。


[477]
 　奧維德用200行詩來研究最適合談情說愛的地點，最後，他發現在劇院最容易找到羅馬的美女，也最容易打動她們的芳心。


[478]
 　[譯注]維利達是當時有預言能力的處女，也可以說是女巫。


[479]
 　結婚禮物是一對公牛、馬匹和武器。塔西佗用華麗的文體來敘述這種題材。


[480]
 　條頓人的妻子在全家自行了斷以前，也會投降，條件是她們願意做灶神處女的奴隸。


[481]
 　塔西佗對此晦暗不清的題材只寫幾行，而克盧維裡厄斯寫了124頁。前者在日耳曼發現希臘和羅馬的神祇，後者相信他的祖先崇拜太陽、月亮和烈火的三位一體。


[482]
 　馬賽附近有處神聖森林，盧坎將其描述成極度恐懼的場所，但日耳曼有很多這種地方。


[483]
 　[譯注]梅克倫堡位於德國北部，易北河到波羅的海之間的地區；波美拉尼亞是德國和波蘭的北部，瀕臨波羅的海。


[484]
 　他們的旗幟是野獸的頭。


[485]
 　愷撒、狄奧多拉和盧坎好像認為高盧人有這種觀念，但是佩盧提爾為了保持正統思想，盡量減少這種印象。


[486]
 　[譯注]塔索(1544—1595 A.D.)是意大利文藝復興詩人，主要作品有反映首次十字軍東征的史詩《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及《論詩的藝術》。


[487]
 　喜愛古典文學的讀者一定記得，提爾泰奧斯(公元前7世紀希哀歌體詩人，作品以征戰為主，用來鼓勵斯巴達在作戰時要奮不顧身，英勇殺敵)鼓舞士氣渙散的斯巴達人，德謨多庫斯在費阿夏宮廷中享有較高的地位。但希臘和日耳曼不太可能是同一個民族。要是我們的古史學者多思考一下，知道在類似的狀況下會產生類似的行為，就不會引經據典，喋喋不休。


[488]
 　薩爾馬提亞人最大的不同是騎在馬背上作戰。


[489]
 　[譯注]協防軍是由意大利以外的盟國或被征服地區的兵所組成的部隊，用來協助羅馬的軍團共同作戰。自從第二次布匿戰爭以後，羅馬帝國的疆域廣大，本身的兵源不足，才以僱傭或攤派的方式，針對自己的薄弱部分，編組騎兵、輕裝步兵、弓弩手、投石兵等單位。羅馬將領有最高指揮權，中下級幹部由地區人員擔任。協防軍的總兵力大致與軍團的人數相當，甚至到後期還超出很多。


[490]
 　他們都是同樣失去一目的獨眼龍。


[491]
 　位於古代萊茵河兩條支流之間的廣大地區，這個部落成為低地國家的始祖，一直傳承下來。


[492]
 　愷撒的《高盧戰記》第四卷提到，日耳曼人認為一個國家要讓領土的外圍有一大圈的土地荒蕪，而且愈大愈好，這是極為光榮的事，可以顯現武力的強盛，炫耀無人膽敢侵犯。


[493]
 　很多作者在第四世紀和第五世紀都提過布魯克特裡人，認為是法蘭克人的一個部落。


[494]
 　虔誠的布萊特裡(1696—1772 A.D.，約翰遜教派的神父)對塔西佗的這番話非常氣憤，憑這段話認為他是一個殺人的兇手。


[495]
 　從塔西佗和迪翁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羅馬人是在推行這種政策。


[496]
 　馬可皇帝為了應付緊急的狀況，把宮殿裡值錢的東西都拿出來變賣，奴隸和搶劫犯都列入徵兵的名單。


[497]
 　馬科曼尼人開始在多瑙河建立一個殖民區，後來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馬羅波杜斯國王在位期間建立一個勢力強大的國家。


[498]
 　沃頓將這段距離增加10倍，但是他只要想一下就能知道，5英里就夠修築一道堅固的防線。


[499]
 　我們相不相信雅典只有2.1萬公民，而斯巴達也不過3.9萬人？可見共和國的大小很難有什麼標準。


[500]
 　這是出自佐西穆斯或佐納拉斯的記述，馬裡努斯可能是行省的總督，也可能是指揮一個支隊或是一個軍團的軍官或將領。


[501]
 　他的出生地在布巴利亞，是潘諾尼亞的一個小村莊，但是似乎與出身德西世家後裔的說法相矛盾，或許只是巧合。600年前的祖先一開始是平民，建立功勳以後晉陞執政官，後來成為德西地方的貴族。


[502]
 　可參閱卡西多魯斯和喬南德斯寫的序言。但格勞修斯(1583—1645 A.D.，荷蘭法學家和歷史學家)在編輯《哥德史》時，居然沒提到喬南德斯。


[503]
 　喬南德斯依據阿布拉維斯，引用以韻文寫成的古代哥特人編年史資料。


[504]
 　[譯注]瑞典南部有個烏特恩湖，分隔東歌得蘭和西歌得蘭兩個地區。


[505]
 　在格勞修斯的緒論中，有很多是摘錄不來梅的亞當和薩克索·格拉瑪提庫斯的作品，前者寫於公元1077年，後者在公元1200年風行一時。


[506]
 　伏爾泰(1694—1778 A.D.，法國哲學家、文學家和啟蒙思想家)在《查理十二國王傳》中提到，當奧地利希望教廷出兵幫忙對抗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國王時，他們說這位侵略者是阿拉裡克的直系後裔。


[507]
 　 [譯注]冰島人認為雷神比奧丁更偉大，他掌管著雷電、戰爭、勞動和法律。


[508]
 　不來梅的亞當在著作中提到，烏普薩的廟宇被瑞典的因戈國王摧毀，他在公元1075年即位，大約在80年後，有所基督教教堂在廢墟上興建起來。


[509]
 　[譯注]埃達首次出現是在10世紀，這個字的意思是「曾祖母」，後來指挪威的韻文形式，開始代代以口相傳，到12世紀才有文字記載，進而發展成神話的體系。


[510]
 　[譯注]奧丁是眾神之父，原居於亞述海附近的「眾神花園」，但他喜愛四處漂泊，後來征服北歐。他發明文字，教導民眾識字作詩，推動藝術和法律的發展。


[511]
 　馬利特從斯特拉博、普林尼、托勒密和斯蒂芬阿努斯的作品中，搜集跟這個城市和民族有關的殘存資料。


[512]
 　奧丁偉大的冒險事跡可以提供英雄史詩高貴的背景基礎，也可以用來探索哥特人和羅馬人產生仇恨的原因，但並不是可信的歷史事實。從埃達所要表述的感情以及很多人為的解釋來看，奧斯-高特並不是指亞洲的薩爾馬提亞那個真正的城市，而是虛構的地方作為眾神的居所，等於是斯堪的那維亞的奧林匹克山，先知從這裡下凡，向位於瑞典南部的哥特民族宣揚一個新的宗教。


[513]
 　要是我們對馬賽的皮西亞斯(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航海家和地理家，曾沿著地中海向大西洋海岸航行)的航海事跡深信不疑，那麼哥特人早在公元前300年就已經渡過波羅的海。


[514]
 　這些城市都是日耳曼的殖民地，條頓武士進行帶有宗教和商業性質的冒險活動，13世紀在普魯士完成征服和轉化。


[515]
 　普林尼和普羅科皮烏斯(公元6世紀初期拜占庭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完全一致，兩人相隔的年代很久，運用不同的調查方法得到同樣的結果。


[516]
 　哥特人得到代表東部和西部的Ostro 和Visi 稱呼，是源於最早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位置，不過他們後來的發展也保持這種方向。當他們離開瑞典時，最初的殖民全容納在三艘船上，其中第三艘船的船體最重，航行途中落在後面，這艘船上的水手後來發展成一個國家，就稱自己是格庇德人，意為「閒蕩者」。


[517]
 　塔西佗說，哥特人把琥珀賣給羅馬人，用來交換鐵器。


[518]
 　[譯注]阿馬拉是維京海盜中的英雄人物。


[519]
 　[譯注]這些半人半神都是奧丁的夥伴，全身刀槍不入，殺人如麻，稱為「熊皮戰士」或「狼皮戰士」。


[520]
 　特別提到的是赫魯利人和勃艮第人。馬科曼戰爭的部分原因，就是多瑙河的蠻族受到北方來的壓力，要逃向南邊而引起。


[521]
 　[譯注]波裡斯提尼斯河就是流經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第聶伯河，注入黑海，其主要支流是流過波蘭的普裡佩特河。


[522]
 　維尼第人、斯拉夫人和安特人是同一個民族裡面最大的3個部落。


[523]
 　塔西佗在這方面真是值得讚譽，尤其是很多地方小心不做定論，更可以說明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去查證。


[524]
 　[譯注]塔內斯河就是現在的頓河，注入亞速海。


[525]
 　[譯注]指出當時俄羅斯的勢力已抵達太平洋，不僅據有西伯利亞，而且獲得庫頁島，與日本為鄰。


[526]
 　貝爾在《韃靼宗譜史》這本書裡提到，他從聖彼得堡穿過烏克蘭旅行到君士坦丁堡，發現那裡外貌跟古代毫無改變，現在的居民都是哥薩克人，還能保持自然的景色。


[527]
 　喬南德斯在他的著作中，將梅西亞的首府弄錯了。能夠逃脫格勞修斯的法眼，沒有被校正出來，倒是令人感到很意外。


[528]
 　這個地方仍舊叫作尼科，坐落在流入多瑙河的一條溪流旁。


[529]
 　佐納拉斯在他的作品裡犯了不應該有的錯誤，他認為菲利普波裡斯是德西烏斯的前任菲利普皇帝所建立。


[530]
 　德西烏斯頒發的獎章，有的上面有「戰勝卡皮人」的字眼。


[531]
 　克勞狄(即位後建立了很多光榮的功勳)奉命率領200名達爾達尼亞步兵、100名重裝騎兵、160名輕裝騎兵、60名克里特弓弩手以及1000名全副武裝的新兵，據守色摩比利隘道。


[532]
 　孟德斯鳩說明監察官的性質和運用方式時，有一貫的聰敏，有罕見的精確。


[533]
 　韋斯巴薌和提圖斯是最後兩位監察官，圖拉真很謙虛地拒絕接受這個榮譽，到安東尼時就將這個前例當成規定。等到君王不兼任監察官，當然就變得沒有權力。


[534]
 　龐培在當執政官時，儘管受到豁免，還是親自出庭接受審訊，這種狀況不僅少見而且受到大眾的讚譽。


[535]
 　像是障眼法的處理過程讓佐納拉斯上了當，他認為德西烏斯已經宣佈瓦萊裡安是帝國的共治者。


[536]
 　奧古斯都為了改革不良的習性，處置特別嚴厲。


[537]
 　佐西穆斯及其門徒把多瑙河錯弄為塔內斯河，誤認為會戰地是在西徐亞。


[538]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320—389 A.D.，羅馬歷史學家)對於兩位德西烏斯的死，有不同的敘述，但是我採用喬南德斯的記載。


[539]
 　我引用塔西佗在《編年史》其他地方對羅馬軍隊和日耳曼蠻族接戰的類似記載。


[540]
 　德西烏斯是在公元251年年底被殺，新即位的君王在次年元月朔日接受執政官的頭銜。


[541]
 　從奧古斯都到戴克裡先之間的皇帝都不獲好評，但德西烏斯卻得到很高的榮譽。


[542]
 　[譯注]西庇阿時代是指高乃裡烏斯·西庇阿及阿非利加·西庇阿父子，建立功勳的時期是公元前2世紀。


[543]
 　李維的《羅馬史》記載，埃及的國王最富有，但是接受羅馬致贈的一個座椅、一襲長袍和5磅重的金盤，就感到非常光榮和高興，而羅馬人送外國使節的禮物通常是價值18英鎊的銅幣。


[544]
 　據稱是佐西穆斯提出這種空穴來風的指控。


[545]
 　哥特作家至少可以說他們的同胞對加盧斯並沒有違背誓言，所以才有和平。


[546]
 　 [譯注]斯波萊托平原在羅馬北邊50英里，是進入首都的門戶，為兵家必爭之地。


[547]
 　優特羅波烏斯和維克托認為瓦萊裡安的軍隊配置在雷提亞。


[548]
 　有的歷史書籍上記載，瓦萊裡安即位時的年齡已經接近70，但可能與逝世的年齡弄混淆了。


[549]
 　在元老院對抗馬克西明的奮鬥過程中，瓦萊裡安可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550]
 　按照維克托的看法，這其中有很大的差別。瓦萊裡安從軍隊接受皇帝的頭銜，而奧古斯都的頭銜來自元老院。


[551]
 　從維克托的記載以及現存的獎章，蒂爾蒙特推算出伽利埃努斯聯合統治帝國，是在公元253年8月。


[552]
 　拉文納的地理學家提到，丹麥的邊界上有個叫作毛裡蓋尼亞的地方，是法蘭克人古老的發源地，也催生萊布尼茨的巧妙體系。


[553]
 　[譯注]德國西北部地區，包括漢薩同盟的各邦在內。


[554]
 　有些以撰文為生的人經常暗示此處就是法蘭克人戰勝羅馬人的沼地。


[555]
 　這些古老的名字在後面各個時期偶爾會提到。


[556]
 　[譯注]瑞士的種族複雜，中北部講德語，西部說法語，東南部說羅曼斯語，而南部說意大利語，聯邦由23個州組成，採用類似自治領之政治組織結構。


[557]
 　佈雷昆尼為波斯蒂尤默斯作傳，寫出他輝煌的一生，但是缺少可靠的獎章和碑銘做旁證。


[558]
 　奧托尼烏斯(310—395 A.D.，西班牙詩人)那個時代，萊裡達已經殘破不堪，可能是這一次蠻族入侵的關係。


[559]
 　瓦列西烏斯因此誤以為法蘭克人從海上入侵西班牙。


[560]
 　 [譯注]這塊領地位於德國西部，在西利西亞西北方。


[561]
 　[譯注]愷撒的《高盧戰記》第一卷提到與斯威弗人作戰的情形，第四卷提到斯威弗族是日耳曼人中勢力最大，也是最驍勇善戰的部族。


[562]
 　[譯注]愷撒的《高盧戰記》第四卷提及日耳曼人的烏西皮特族和滕克特裡族，在公元前55年渡過萊茵河，就是受到斯威弗族的壓迫所致。


[563]
 　阿西尼烏斯斯·誇德拉圖斯是一位研究民族起源的歷史學家，保存著很多語義學上的名詞，阿加提阿斯(536—582 A.D.，拜占庭詩人和歷史學家)予以引用。


[564]
 　斯威弗族和愷撒接戰也用這種方式，保持很大的機動能力，受到戰勝者的讚許。


[565]
 　一位維克多稱他是馬科曼人的國王，另一個維克多則稱之為日耳曼人的國王。


[566]
 　這個通道是進入克里米亞半島的門戶，寬度大概不到2英里。


[567]
 　[譯注]歐裡庇德斯(485 B.C.—406 B.C.)是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現存《米狄亞》《希波呂托斯》《特洛伊婦女》等19部劇本，對後世影響極大。


[568]
 　[譯注]《美狄亞》一劇的背景就是此地。美狄亞是卡爾基斯國王的女兒，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隨之私奔後遭遺棄，憤而殺死親生二子。


[569]
 　[譯注]奧列斯特是希臘聯軍統帥阿伽門農的兒子，其母與人通姦殺其父，子殺其母與姦夫。


[570]
 　[譯注]這個王國位於克里米亞的刻赤半島，所謂「梅奧蒂斯海」就是今天的亞述海，經由很窄狹的海峽與黑海相連。


[571]
 　博斯普魯斯早期的國王都是雅典的盟友。


[572]
 　阿格裡帕帶著大軍控制整個海峽，博斯普魯斯地位降低成為二等國家，羅馬人有次在3天內行軍到達塔內斯河。


[573]
 　要是能夠信得過西徐亞人所說的話，在琉善的《陶克薩爾斯》一書裡，他敘述自己的國家對博斯普魯斯國王進行大規模的戰爭。


[574]
 　阿里安(2世紀羅馬作家，作品有《亞歷山大大帝傳》)認為，邊防守備隊是在皮提烏斯東邊44英里的迪奧斯庫裡阿斯，那個時候在發西斯的城防隊只有400名步兵。


[575]
 　阿里安提到兩地的距離是2610斯塔德。


[576]
 　 [譯注]就是乘坐阿爾戈號帆船，隨著伊阿宋去海外尋覓金羊毛的英雄。


[577]
 　圖內福爾(1656—1708 A.D.，法國旅行家)曾到此憑弔古跡。


[578]
 　新愷撒裡亞的主教格列高利·托馬多古斯在書信中提到此事，被馬斯庫(1689—1761 A.D.，德國法學家和歷史學家)所引用。


[579]
 　 [譯注]這些城市都在馬爾馬拉內海的周圍地區。這個內海位於亞洲小亞細亞半島和歐洲巴爾幹半島之間，兩端就是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在本書裡把這個內海稱為普羅蓬提斯海。


[580]
 　圍城的兵力是400艘戰船、15萬步兵和數量龐大的騎兵。


[581]
 　辛瑟拉斯敘述奧登納圖斯難以置信的故事，說他打敗哥特人，並將他們殺得片甲不留。


[582]
 　辛瑟拉斯說第三次遠征是赫魯利人一手促成的。


[583]
 　雖然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希臘人卻大肆宣揚，認為他們的同胞立了很大的功勞。


[584]
 　辛瑟拉斯提及赫魯利人帶來的士兵，以後非常忠誠，作戰英勇，獲得很大的聲名。


[585]
 　克勞狄當時負責整個多瑙河地區的防務，頭腦靈活而且主動積極，他的同僚嫉妒他立功，所以在暗中掣肘。


[586]
 　佐西穆斯和希臘作家將這批海盜稱為西徐亞人，但是喬南德斯和拉丁作家還是稱他們為哥特人。


[587]
 　 [譯注]愛奧尼亞型的柱頭有渦卷狀的裝飾。


[588]
 　 [譯注]普拉克西特列斯是公元前4世紀希臘雕刻家，作品以青銅像最為出色。


[589]
 　[譯注]拉托娜是宙斯神所愛的女人，生出阿波羅和阿耳忒彌斯，即日神和月神。


[590]
 　聖彼得教堂的長度大致是840羅馬掌(約為630英尺)，一掌約為9英吋。


[591]
 　羅馬人的政策是要減縮神殿的範圍(相對可減少人員庇護的面積)，因為經過歷年的特准，廟宇的周長已達兩個斯塔德(約1300英尺)。


[592]
 　他們並不祭祀希臘的神祇，所以認為得不到神明的護佑。


[593]
 　像這一類的逸事傳聞最適合蒙田的品味，可以寫進專事炫耀的隨筆。


[594]
 　克裡尼的摩西是較為可信的亞美尼亞歷史學家，他修正很多希臘人不正確的資料。佐納拉斯說他與提裡達特斯談過話，這個小孩是流亡的國王，要是按時間推算，那時候佐納拉斯還是個嬰兒。


[595]
 　馬克利安努斯是基督徒的敵人，所以他們指控他是個術士。


[596]
 　《羅馬皇帝傳》提到基裡阿得斯，在瓦萊裡安死前曾經統治一段時間。但是與其相信這個不求精確的作者所寫的可疑編年史，我寧可採用比較可信的事件發展。


[597]
 　安條克遭受浩劫，有些歷史學家已經預料到，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則確切指出，要歸咎於伽利埃努斯在位期間的各種不當處置。


[598]
 　約翰·瑪拉拉把很多發生的事故，當成神跡那樣以訛傳訛記載下來。


[599]
 　佐納拉斯提到深谷裡填滿被殺的屍首，成群的俘虜像野獸一樣被趕到水裡，食物缺乏讓很多人活活餓死。


[600]
 　佐西穆斯認為沙普爾想當亞細亞的主子，並不願意把征服的地區洗劫一空。


[601]
 　從羅馬人當時的資料及相關銘文中，知道奧登納圖斯是帕爾米拉市民，他在遊牧民族中有很大的勢力，所以普羅科皮烏斯和瑪拉拉認定他是薩拉森人的君主。


[602]
 　異教徒作者對瓦萊裡安不幸的命運感到悲傷哀悼，但是基督教徒則加以侮辱和謾罵，蒂爾蒙特搜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波斯人對穆罕默德以前的東方歷史保存得很少，所以根本不知道沙普爾的勝利對他們的民族而言是多大的光榮。


[603]
 　其中有封信是亞美尼亞國王阿爾塔瓦斯德斯所寫。但是自從亞美尼亞成為波斯一個行省以後，所有的國王以及這個國家的名字，還有信件，全部都是偽造的。


[604]
 　[編注]斯多噶學派，一種主張宇宙是絕對理性的哲學流派，曾發揚斯多噶學派的哲學家不乏其人，包括羅馬哲學家塞內卡、西塞羅等。


[605]
 　伽利埃努斯作詩的造詣很深，現在還有幾首詩流傳下來。


[606]
 　他將坎帕尼亞一個受損很嚴重的城市交給普洛提努斯，要他用來驗證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否可以實現。


[607]
 　一個有伽利埃努斯頭像的獎章，正面和背面分別刻著「奧古斯都伽利埃努斯」和「四海昇平」的字樣，讓一些研究人員感到很困惑。施潘海姆認為是伽利埃努斯的政敵對他的諷刺。


[608]
 　我認為這樣已經對他的性格描述得很清楚，接位的繼承人統治時間很短，發生很多的事故，加上後來的歷史學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君士坦丁家族，對於伽利埃努斯僨事的性格已經失去興趣。


[609]
 　波利奧(3世紀羅馬作家，是《羅馬皇帝傳》作者之一)最急著把數目湊成30個。


[610]
 　他統治的地點很可疑，但本都確實有個僭主，其餘人士則都已確定。


[611]
 　波利奧在《羅馬皇帝傳》裡記載馬略的講辭，很意外地能夠辨識出他的姓名，看來波利奧已經學會薩盧斯提烏斯(86 B.C.—34 B.C.，羅馬歷史學家和政治家)的手法。


[612]
 　從奧古斯都到亞歷山大·塞維魯，每個朝代都有皮索家族的人員出任執政官。奧古斯都在位時認為有個皮索家族的人可以繼承寶座，尼祿當政時有一個帶頭陰謀造反，伽爾巴稱帝時則有一個出任愷撒。


[613]
 　元老院一時情緒衝動，似乎利用伽利埃努斯的同意而自作主張。


[614]
 　伽利埃努斯與勇敢的帕爾米拉人聯盟，是當政以來唯一適當的行動。


[615]
 　伽利埃努斯的兒子薩洛尼烏斯已接受愷撒和奧古斯都的頭銜，在科隆被波斯蒂尤默斯所殺，伽利埃努斯第二個兒子就繼承大哥留下的職位。伽利埃努斯的弟弟瓦萊裡安也出任高職，還有其他幾位兄弟姐妹和侄兒侄女，形成很龐大的皇室家族。


[616]
 　裡基裡阿努斯的手下有一幫羅克索拉尼人替他賣命，波斯蒂尤默斯也有一群法蘭克人，好像組成協防軍來作戰，後者被派到西班牙。


[617]
 　像是殺死一隻被視為聖物的貓，就會引起宗教上的爭執。


[618]
 　市民和士兵之間因為一雙鞋子發生的一場爭執，引起這次為時長久而且極為殘酷的暴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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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克勞狄當政 擊敗哥特人 奧勒良的勝利、凱旋和死亡(268—275 A.D.)


 一、伽利埃努斯逝世和克勞狄繼位(268 A.D.)

羅馬帝國在瓦萊裡安和伽利埃努斯可悲的統治下，幾乎要毀於軍人、僭主和蠻族之手，後經幾位來自有尚武好戰精神的伊利裡亞行省的出身低微的君王，才挽救帝國於將頹之際。在大約30年時間裡，克勞狄、奧勒良、普羅布斯、戴克裡先和他的同僚，敉平國內的叛亂，擊敗國外的敵人，整飭軍隊的紀律，重建強大的邊防，贏得「羅馬世界中興之主」的光榮令名。

打倒一位柔弱的僭主，可以為後續的英雄開創出路。憤怒的民眾將災難歸咎於伽利埃努斯。事實的確如此，這是他寡廉鮮恥的行事態度，以及漠不關心的施政作風所造成的結果。他根本沒有榮譽觀念，而這是公德淪喪後唯一可恃的力量。就他而言，只要能夠保有意大利，無論是蠻族獲得一場勝利，還是羅馬失去一個行省，乃至有個別將領叛變，對他過著安寧享受的生活都毫無影響。最後，駐防在上多瑙河地區的部隊，擁立他們的主將奧勒留為帝(268 A.D.)。奧勒留不屑於只統治雷提亞這片山地，於是越過阿爾卑斯山佔領米蘭，威脅羅馬，直接挑戰伽利埃努斯對意大利的主權，要與他在戰場決一勝負。皇帝被這種帶有侮辱性質的行動激怒，也覺察到逼近的危險，潛伏在本性中的英勇突然奮發，他一掃平日慵懶的形象，迫著自己離開奢華的宮殿，全副戎裝站立在軍團前面，向著波河前進，去迎戰他的對手。在這個改名為龐蒂洛羅
[1]

 的地方，阿達河上的橋樑就是那次戰爭的紀念物。整個戰爭的過程，證明了這個目標對雙方都極為重要，雷提亞的叛軍頭目不僅被擊敗，而且身受重傷，退回米蘭。接著米蘭很快被包圍，這座城牆從古代以來就遭受過無數次的攻擊，卻仍然屹立不倒。奧勒留知道自己的實力不可恃，對外來的援兵也已不抱希望，這場叛亂似乎已經逃脫不了注定的失敗命運。

奧勒留最後的辦法是使圍攻者失去忠誠報效之心，於是派人向對方營地散發傳單，要求敵方部隊放棄毫無價值的主子。他在傳單中說，伽利埃努斯為了自己的享受而犧牲大眾的幸福，即使是有功於羅馬的臣民，只要引起猜忌就會喪失性命。奧勒留很有技巧地將恐懼和不滿在對手的主要將領之間散播，於是禁衛軍統領希拉克裡阿努斯、聲名顯赫的高階將領馬爾西安以及指揮達爾馬提亞衛隊的希克索斯，形成了一個私下活動的陰謀組織。首先，他們的想法是要終止對米蘭的圍攻，隨時會暴露的危險逼迫他們加快進度以實現他們大膽的計劃。但是伽利埃努斯的突然死亡，使得一切都迎刃而解。

這一天時間已經很晚(公元268年3月20日)，皇帝大擺宴席時聽到警報傳來，奧勒留率領部隊，已經離開城鎮列出陣式要背水一戰。伽利埃努斯從來不是畏戰之輩，馬上從絲質的臥椅上起身，來不及穿好全副胄甲，也沒有集合衛隊，就跳上馬背全速馳向受到攻擊的地點。他在狀況不明的情勢下被敵軍包圍，黑夜的混戰之中受到長矛致命的一擊。伽利埃努斯在彌留之際，愛國之情在心頭油然滋長，他最後的要求是指定繼承人，將帝位傳給在帕維亞指揮分遣部隊的克勞狄。皇帝的遺言被大家接受，並很快傳送出去。這批陰謀分子也很樂意遵守命令，他們原來的打算也是要把克勞狄推上寶座。皇帝死亡的消息傳出以後，部隊表示懷疑和憤恨，但是等到每個士兵得到20個金幣的犒賞後，疑慮自然消失，憤怒也告緩和。然後他們表示同意這次推選，承認新任皇帝所建立的功勳 。

克勞狄的出身被人有意掩蓋，之後經過一些奉承之徒
[2]

 的杜撰潤飾，掩蓋了他低微的家世。我們只能知道他是多瑙河地區某個行省的土著，年輕時代就進入軍隊。他為人審慎而又英勇，深得德西烏斯的賞識和信任，元老院和人民都認為他是一位優秀的官員，值得加以重用。然而瓦萊裡安初時並未注意，仍舊讓他在下層擔任軍事護民官
[3]

 。但是沒過多久，皇帝就發覺了克勞狄的功績，晉陞他為伊利裡亞邊區的將領和行政首長，指揮駐防在色雷斯、梅西亞、達契亞、潘諾尼亞和達爾馬提亞所有的軍隊，接著指派他擔任埃及的行政長官，後來又以代行執政官頭銜任阿非利加總督，有希望榮任執政官。等他戰勝哥特人，獲得將雕像放置在元老院的殊榮後，伽利埃努斯開始對他起了猜忌之心。有人認為士兵出身的人沒有資格登上帝座，對克勞狄顯露出輕視的態度。克勞狄知道以後非常不滿。有一些流言經非正式渠道傳到皇室成員那裡，在皇帝回答他所信任官員的一段話中，很生動地表現出他那個時候的心情：

你上次呈送過來的消息，我看了以後極為關心。我們的親人、我們的朋友克勞狄現在對我們產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緒，這會使人產生惡意的聯想。如果你真的很忠誠，就盡力用各種方法去安撫這段過節，但是在和解的過程一定要嚴守秘密，絕對不能讓達契亞的部隊知道這件事，否則會激怒他們，進而引起很多狂暴的行動而不堪收拾。我會送他一些禮物，你要注意看他是否很高興接受。最重要的是，不要讓他懷疑我已知道了他那不謹慎的談吐。對我怒火的恐懼，可能逼得他走上絕路。

那些禮物是一大筆錢、一個精美的衣櫃及非常值錢的黃金和白銀做的盤子
[4]

 ，還附上一封恭敬的信函，這樣一來君主與他那不滿的臣屬便能夠重修舊好。伽利埃努斯運用非常巧妙的手法，安撫伊利裡亞將領憤怒的情緒，驅除畏懼的心理。於是在伽利埃努斯統治期間，雖然克勞狄看不起這位主子，但還是為他仗義執言，甚至擺出不惜為之一戰的姿態。的確，最後他從陰謀分子那裡接下了伽利埃努斯血染的紫袍，但那時他並不在營地，也沒有參加他們的會議。雖然他讚許這種行為，我們還是很公正地推測他很清白，
[5]

 完全不知有這件事。當克勞狄登上帝座時，他已54歲。

圍攻米蘭的行動仍然持續，奧勒留立刻發現，他的策略已成功，但卻迎來一個更堅決的對手。他很想與克勞狄談判，以簽訂結盟和瓜分疆域的條約。但這位英勇無畏的皇帝回答：「告訴他，像這種建議應向伽利埃努斯提出，他也許會有耐心聽，然後接受這個和他一樣可鄙的同僚。」
[6]

 這是毫無餘地的拒絕，再繼續堅持下去也毫無作用，奧勒留不得不獻出城市投降，任憑征服者處置。軍事法庭宣佈他的行為犯了死罪，克勞狄在故作姿態表示反對後，同意死刑的判決。為了顯示對他們新君主的熱情，元老院很快批准了對克勞狄的推舉。由於他的前任在高層有很多仇敵，所以他們假公正之名，對伽利埃努斯的朋友和家人進行嚴厲的報復。有個忘恩負義的官員運用懲罰過當，被元老院解除職務，於是皇帝出面求情提出一個賠償的法案，這一舉措使他獲得很好的名聲。
[7]




 二、克勞狄重振軍威戰勝哥特人(269—270A.D.)

像這樣的故作仁慈之舉，很難看清克勞狄的本性，不過從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是憑良心做事。伽利埃努斯在位時，很多行省發生叛變，凡是涉案人員觸犯叛國罪，財產都要充公，伽利埃努斯為了表示他對下屬很慷慨，就把這些沒收的財產分賜手下的官員。克勞狄繼位那天，有個老婦人投身在他的腳前，控訴先帝的一個將領任意收受她世襲的產業，這位將領就是克勞狄本人，她指責他依然不能擺脫那個時代的不良風氣。皇帝受到譴責感到面紅耳赤，但是他請她相信一定會就此事秉公處理。後來，他承認自己的過失，馬上將產業全部返還。

克勞狄為恢復帝國古老的光榮，著手進行艱巨的工作，首先是重整軍中秩序，喚醒部隊的服從意識。他憑著資深指揮官的威望，常告誡部隊，軍紀廢弛會導致戰亂頻仍，最後軍隊本身也蒙受其害。人民不堪過度壓搾，生計絕望而產生怠惰之心，無法供應一支龐大而奢華的軍隊，就連最基本的衣食都會有問題。歷代君王在位時深感朝不保夕，為護衛個人安全不惜犧牲臣民的身家性命，但是隨著軍隊權力日增，個人的生存更無保障。皇帝詳述無視法紀約束的任性行為會帶來不幸的後果，軍人只會讓自己白白犧牲，經常發生煽動性的擁立事件，隨後就會引起內戰，軍團的精英分子不是消耗在戰場，就是死於勝利後的殘酷清算。他生動描繪國家財源枯竭，行省殘破，羅馬人的令名受到侮辱，以及貪婪的蠻族會獲得可厭的勝利。他宣稱，為了對抗蠻族，他打算先加強軍備，泰特裡庫斯目前可以統治西方，甚至就是芝諾比婭也可以保有東方的疆域
[8]

 。這些篡奪者是他個人的對手，在他能夠拯救整個帝國之前，絕不會讓私人的仇恨影響到最重要的目標。要是不及時採取防備措施，迫近的危險就會壓碎軍隊和人民。

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那些不同的部族，都投效到哥特人的旗幟之下作戰，現在已經集結的兵力(269 A.D.)，比起以往從黑海出發的任何部隊的實力都更為龐大。涅斯特河是流向黑海的一條巨川，他們在河岸建立了一支有2000艘船的船隊，甚至有人說是6000艘，
[9]

 無論這數字有多麼不可思議，數量還是不夠載運原來計劃的兵力，那就是32萬蠻族部隊。不論哥特人的真正實力有多強大，就這次遠征的氣勢和成效來看，所做的準備工作遠遠不夠完善。他們的船隊通過博斯普魯斯這個小國時，技術生疏的舵手無法克服狂暴的海流，窄隘的海峽壅塞太多的船隻，發生很多起互撞事件，也有很多撞毀在岸上。蠻族對歐洲和亞洲的海岸發起幾次襲擊，但是這個敞開的國度過去常常遭受掠奪，所以城市防備森嚴。他們的突擊無功而返，而且還蒙受相當大的損失，船隊瀰漫著沮喪的氣氛，要做散伙的打算。有些部族的族長脫離之後，航向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但是主力還是堅持原來更穩妥的路線，最後在靠近聖山的山腳下拋錨，突擊帖撒洛尼卡這座城市，這是馬其頓行省最富有的首府。
[10]

 他們的攻擊因為克勞狄迅速接近而受到干擾，同時也可看出他們作戰只憑凶狠勇氣，毫無技巧可言。這位獻身軍旅的君王迅速趕至戰場，親自率領帝國所有的部隊前來決一死戰。哥特人無心戀戰，立刻拆除營地，放棄圍攻帖撒洛尼卡，把船隊留在原處不加理會，橫過馬其頓的山地，壓向意大利最後的防線，要在那裡與克勞狄對陣。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事件中，克勞狄寫給元老院和人民的一封信，保存至今。皇帝提到：

各位議員：據悉有32萬哥特人侵入羅馬的領土，要是我擊敗他們，各位的感激就是我服務的酬勞；萬一我失敗了，請大家務必記住我是伽利埃努斯的繼承者。整個共和國已經困頓不堪而又民窮財盡，我們必須為瓦萊裡安而戰，還要與英格努烏斯、裡基裡阿努斯、洛利阿努斯、波斯蒂尤默斯和塞爾蘇斯，以及其他幾千個人作戰，他們都是因鄙視伽利埃努斯而發動叛變。我們需要標槍、長矛和盾牌，帝國的實力在西班牙和高盧，然而現在這些被泰特裡庫斯所篡奪﹔我們很慚愧，東方的弓弩手都在芝諾比婭的旗幟下服務。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盡力去做，這樣才能稱得上是偉大的羅馬人。

這封信顯示出克勞狄很可悲的堅強意志力，他像一位英雄那樣大聲疾呼，根本不考慮自己的命運，同時也知道自己所面對的危險，但是在他自己的內心深處，仍舊懷抱著永不絕滅的希望。

事件的結局遠超過他的心願和世界的期望，這是一場光輝的勝利，克勞狄從大群的蠻族手中拯救了整個帝國，後代子孫尊稱他是「哥特人的剋星」，他以此揚名千古。歷史學家對這次非常規戰爭的記錄很不完整，使我們無法描述出當時作戰的序列和環境。但是，如果綜合大家提及的狀況，可以把這件值得紀念的戲劇性事件，分為三個步驟來加以說明：

其一，在達爾達尼亞的納伊蘇斯城 
[11]

 附近打了一場決定性的會戰。軍團在開始時遭受優勢敵軍的壓迫，人員有很大的傷亡，幾乎就要敗北，要不是皇帝事先準備好了援軍，並及時到達，他們將無法逃脫被完全殲滅的命運。一支兵力強大的特遣部隊，很秘密地通過難以行軍的山地突然出現，佔領了有利的地形。在他一聲令下後，即刻從後方攻擊即將獲勝的哥特人，整個局勢在克勞狄積極作為下完全改觀。他恢復部隊的士氣，重新組成戰鬥隊形，從各方面向著蠻族施加壓力。據稱在納伊蘇斯會戰中有5萬人被殺。有幾個人數較多的蠻族團體，把車輛當成活動堡壘，藉著這種掩護才能逃脫殺戮戰場。

其二，我們可以設想有很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像是戰勝者過度勞累，以及命令無法得到徹底的貫徹實施，以至於克勞狄無法在一擊之下，完全摧毀哥特人的主力。戰事擴散到梅西亞、色雷斯和馬其頓各行省，作戰行動拖延成為各種行軍、突擊和大規模的混戰。不論是海上還是陸地全部一樣，當羅馬人遭到損失，通常都是由於自己的怯懦或者是輕敵。但是皇帝的智慧高人一等，對國內的狀況瞭如指掌，非常明智地選擇最適當的手段，保證軍隊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獲得成功。數量龐大的戰利品是多次勝仗的收穫，包括很多牛群和奴隸。從年輕的哥特人中間選出一部分來補充軍隊的需要，其餘人員全部販賣為奴。女性俘虜的數量極其龐大，以至於每位士兵可以分配兩到三名婦女。我們可以從這種情況下獲得結論，這些入侵者的海上遠征都帶著家人，他們不僅是懷著搶劫的目的，同時也有定居下來的打算。

其三，他們的船隊不是被奪就是沉沒，損失極為慘重，以至於哥特人無法實施撤退。羅馬人的哨所形成很大的包圍圈，部隊在後面形成有力的支撐，然後逐漸向中央聚攏縮小包圍圈，把蠻族迫進海姆斯山區最難通行的部分。雖然蠻族可以在那裡找到安全的庇護所，但是物質極度缺乏，由於這段時期是嚴寒的冬季，他們被皇帝的軍隊包圍得水洩不通，人數因飢餓、瘟疫、逃亡和戰死而逐漸減少。等到春季來臨(270 A.D.)，這批從涅斯特河口登船的敵人，除了小股死拼到底以外，已經完全潰不成軍。

瘟疫橫掃過人數眾多的蠻族，最後證明對征服者一樣有致命的危險。克勞狄在位只有短短的兩年，戰績輝煌令人難忘，在舉國的哀慟和頌讚聲中病逝在西米烏姆
[12]

 。他在臨終前召集國家和軍隊的重要官員，當著大家的面推舉奧勒良接任帝位，認為這位將領是完成他遺志的最佳人選。
[13]

 克勞狄具有很多方面的美德，他的勇氣、和藹、公正、節制以及珍惜名聲、熱愛國家，使他成為確能為羅馬紫袍增添無限光彩的少數皇帝之一。君士坦丁是克勞狄兄長克裡斯帕斯的孫兒，當君士坦丁在位時，先帝的德行和功勳受到宮廷御用文人的極力吹捧。這些頌揚之聲，之後傳述成：將克勞狄從塵世間奪走的神明，為酬報他的功績與忠誠，要讓他的家族在帝國中建立永恆的基業。

雖然有這樣的神諭，弗拉維家族出人頭地還要推遲20年(他們很高興地採用這個名字)。克勞狄立奧勒良為帝，這使得他的兄弟昆提裡烏斯立即沒落。先帝基於愛國心，曾經責備過昆提裡烏斯缺乏足夠的穩健與勇氣，曾將他降為平民的地位。等到克勞狄過世，昆提裡烏斯倒是一點都沒有耽擱，也不經深思熟慮，就在他統領大軍的阿奎萊亞稱帝。雖然他在位不過17天，卻有時間得到元老院的批准，還經歷了一場兵變。他很快得到消息，以英勇出名的奧勒良在多瑙河大軍的擁戴下，已經登上皇帝的寶座。他不論在名聲和功績方面均無法與對手相比，只有俯首稱臣，甘拜下風(公元270年4月)。 
[14]




 三、奧勒良的治軍作為與簽訂和約(270A.D.)

這本著作並不打算很詳盡地敘述每位皇帝在登基以前的作為，對於私人生活的各種機運和傳聞更是著墨甚少。我們只能簡單提及，奧勒良的父親是西米烏姆地區的農夫，承租一個很小的農莊，這個農莊是富有的元老院議員奧勒利烏斯的財產。他那位喜愛戎馬生涯的兒子應募入營當一名普通士兵，然後開始不斷晉陞，當過百夫長、軍事護民官、軍團的副將、營區的統領、部隊的將領、在邊區被稱為「公爵」，最後在哥特戰爭開始後，擔任重要職務，成為指揮騎兵的主將。他不論出任哪一項職務，在過人的英勇
[15]

 、嚴格的紀律和成功的指揮這三方面都無可匹敵。瓦萊裡安皇帝將他擢升為執政官，在那個時候就用華麗的詞句，讚許他是「伊利裡亞的救星」「光復高盧的名將」，以及「媲美西庇阿的將領」。在瓦萊裡安的推薦之下，元老院有一個議員名叫烏爾皮烏斯·克裡尼圖斯，此人有很高的地位和功勳，身世可以追溯到圖拉真，就收養了這個潘諾尼亞的農夫，並將女兒嫁給他，更用他可觀的財產，去調劑奧勒良奉行不悖的貧樸生活。
[16]



奧勒良在位大約有4年9個月，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了很多名垂後世的豐功偉業：他結束哥特戰爭；懲治入侵意大利的日耳曼人；從泰特裡庫斯手中光復高盧、西班牙及不列顛﹔摧毀芝諾比婭在東方建立的王國，使這個驕傲的王朝化為一片焦土。

奧勒良對軍紀的要求極為嚴格，連微小的細節都不放過，所以他率領的軍隊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他對軍隊的規定很簡單，可以包含在寫給下級軍官的一封信中。善盡責任督促部屬，要求他們像渴求活下去那樣，爭取出任軍事護民官的職務。他嚴厲禁止賭博、飲酒和求神問卜。奧勒良期望他的部下必須謙遜、節儉和勤勞，個人的甲冑要經常保持光亮，武器要銳利，衣物和馬匹要準備好，以供隨時之用。他們必須住在宿舍裡，要保持營地的樸素、整潔和肅穆，不可以損毀農田的收成，不可以偷竊，哪怕是一隻羊、一隻雞或一串葡萄，不可以強征民間的物品，無論是鹽、油或木柴。這位皇帝繼續說道：「公家配發的物品足夠我們使用，軍人的財富要得自敵人的戰利品，而不是得自省民的眼淚。」有一個很獨特的案例，可以看出奧勒良的要求不僅嚴厲，甚至已經是過分的殘忍。有個士兵勾引屋主的妻子，這個違犯軍紀的可憐士兵，被綁在用力硬拉在一起的兩棵樹上，等綁住的繩子被砍斷，這兩棵樹突然彈開，就將他活活撕成兩半。還有一些案例非常恐怖，但是產生了很大的效果，奧勒良的懲罰雖然可怕，但是在他的軍隊中，同樣的罪行很少再度違犯。他的作為都能用他訂立的法條來加以支持。容易受到煽動的軍團，有他們所畏懼的首長，下屬都學會如何服從，指揮起來當然就會得心應手。

克勞狄的逝世使哥特人振作起奮鬥的精神。防守海姆斯山區隘道和多瑙河地區的部隊，因為顧慮發生內戰已經撤下來。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部族，原先留下未隨著行動的人員，現在又有了很好的機會。他們放棄在烏克蘭的居留地，越過達契亞和梅西亞的河流，使得慘受克勞狄打擊的族人，在生力軍加入以後，勢力又開始壯大起來，聯合在一起成為數量很大的團體。這批新的聯軍終於與奧勒良的部隊遭遇，只有夜晚才能終止血腥和難分勝負的衝突。雙方忍受20年戰爭所帶來的痛苦，在經歷這樣多的災難以後，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

哥特人和羅馬人都同意簽訂長久而有利的條約，蠻族很熱誠地促進和解，軍團很高興批准雙邊條約。奧勒良基於審慎免得落人口實，把這個重要問題提交軍團來投票決定。哥特人各部族保證供應羅馬軍隊2000人的協防軍，全部都是騎兵，並且規定服役和歸還的條文。羅馬人在多瑙河開設一個定期的市集，由皇帝指定專人來照應，由蠻族共同負擔費用，雙方要用宗教的忠誠來遵守條約。若有500人的團體由營地散出劫掠，蠻族的國王或將領要負責逮捕犯罪的為首分子，用長矛將他活活搠死，作為侵犯神聖諾言的犧牲。不過，不無可能的是，奧勒良採取預防措施，要哥特人的族長交出自己的兒女作為人質，這種措施對和平相處不無貢獻。對年輕人他加以軍事訓練，盡可能不要遠離他的統御；對少女則讓她們接受羅馬的教育，並將其中一些人許配給主要的軍官，逐漸使得兩個民族產生密切的關係。
[17]



和平最重要的條件並沒有形諸文字，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那就是奧勒良從達契亞撤走羅馬軍隊，默默將這個面積廣大的行省放棄給哥特人和汪達爾人。他的判斷非常有遠見，只要能獲得實際的利益，根本不顧慮面子的問題。這樣做可以縮小帝國的邊界，達契亞的臣民在這樣遙遠的位置，既無法定居耕作也很難守備防衛，遷走以後可以增強多瑙河南岸的實力和人口。梅西亞這塊肥沃的地區，因為蠻族不斷入侵幾乎要成為一片荒漠，但只要勤奮工作就會恢復舊觀，成為新的達契亞行省，對圖拉真的征服也仍然會銘記在心。不過，原來那塊土地上還是留下相當多的居民，他們安土重遷，寧願接受哥特人統治
[18]

 。雖然他們已經不在羅馬管轄之下，但這些自甘墮落的羅馬人對帝國還是能發揮作用。他們可以指引這些征服者如何成為一個農業民族，教導蠻族各種生產技術，讓他們知道如何過舒適的文明生活。

多瑙河兩岸之間逐漸建立商業和語言的交流，等到達契亞變成獨立國家後，仍在證明它是帝國對抗北方蠻族入侵最堅強的防線。等到愈來愈多的蠻族定居下來，基於雙方的利害關係對羅馬更為忠誠，永久的利益發展成為生死不渝的友誼。這個古老的行省到處是各式各樣的殖民地，在不知不覺中融合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仍舊承認哥特部族那種非凡的名聲和權威，並且以身為斯堪的納維亞的後裔子孫為榮。就在那個時候，有個名叫格塔依的人，比那個名字相似而可憐的皇帝要幸運多了
[19]

 。他灌輸給容易上當的哥特人一些空洞的信條，說是在遙遠的年代，他們的祖先就已經居住在達契亞行省，接受扎莫克西斯的教誨，阻止塞索斯特利斯和大流士勝利的大軍向西前進。
[20]




 四、奧勒良殲滅羅馬帝國的心腹大患(270A.D.)

就在奧勒良用英勇的行動和審慎的作為，好不容易恢復伊利裡亞邊疆的安定時，阿勒曼尼人卻又大動刀兵。
[21]

 雖然經過伽利埃努斯的收買和克勞狄的懲治，但是在衝動的年輕人的慫恿下，有4萬名騎兵
[22]

 出現在戰場，步兵的人數還要多一倍。
[23]

 蠻族為了滿足貪婪的搶劫，開始是以雷提亞邊疆的幾個城市為目標，在獲得成功以後胃口加大，迅速進軍，從多瑙河到波河這一帶都慘遭蹂躪。

皇帝很快獲得了蠻族入侵的消息(公元270年9月)，知道他們在劫掠完後就會撤離，於是很快集結了一支常備軍，沿著黑希尼亞森林的邊緣，
[24]

 安靜而迅速地進軍。阿勒曼尼人滿載著從意大利搶來的戰利品，退回多瑙河的南岸，根本沒有懷疑對岸會有什麼狀況。羅馬軍隊佔據有利的位置，隱藏在那裡準備要截斷他們的退路。奧勒良並沒有驚動蠻族，讓他們以為自己很安全。在沒有受到干擾的狀況下，蠻族有一半的兵力渡過河來，他運用這樣大好的機會發起攻擊，很輕易地獲得勝利，過人的指揮才能適時發揮，讓羅馬軍隊佔盡優勢。他把軍團排成半圓形陣式，左右兩角越過多瑙河，橫掃正面敵人後突然向中央壓迫，把日耳曼人連後衛一起包圍。失去鬥志的蠻族不管從哪個方向望過去，都只有一片荒蕪的田野、水深而湍急的河流，以及勝利在望而且絕不手軟的敵人，真是感到萬念俱休。

阿勒曼尼人陷入這種悲苦的處境，唯一的指望就是懇求和平。奧勒良在營地前方接見使者，擺出刁斗森嚴的壯盛軍容，顯現羅馬軍隊有強大的戰力和高昂的鬥志，軍團全副武裝、井然有序地排成陣式，保持使人畏懼的肅殺氣氛。各級主要的指揮官，在位階標誌和儀仗的簇擁下，騎著戰馬位列皇帝御座兩邊。後面陳列著皇帝和先帝的神聖畫像
[25]

 、金色的鷹幟，以及軍團的各種名銜，所有的文字都用黃金刻成，聳立的矛尖閃耀出一片銀色光芒。奧勒良肅然端坐御座，他那雄偉的姿態和莊嚴的神情，使得蠻族無比敬畏，意識到這是掌握著他們生死大權的君王。使者不覺啞口無言，俯伏在地。他們奉命起身並獲准發言，在譯員的協助下，他們為背信的不義行為提出很多借口，誇大自己的功績和戰力，說是受到命運的播弄才會離開自己的家園，知道和平是對大家都有益的事情，同時還帶有不識時務的自信，要求羅馬付給他們大量的補助金，作為他們與羅馬聯盟的代價。皇帝的答覆極為嚴厲而且毫不通融，對他們要與羅馬聯盟表示輕視，更憤慨於他們竟敢提出條件。他指責蠻族既對戰爭藝術無知，也不知遵守和平的規定，在最後要他們退下去之前，他開出自己的條件要他們抉擇，只有投降才能得到無條件的寬恕，否則就會在他的震怒下自取滅亡。
[26]

 奧勒良已經將遙遠的行省放棄給哥特人，但是要相信或者饒恕這些反覆無常的蠻族，實在太過危險，他們在旁虎視眈眈，意大利隨時會大禍臨頭。

就在這次會面以後，發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緊急狀況，需要皇帝親臨潘諾尼亞。他交代部將要很謹慎地完成殲滅阿勒曼尼人的工作，不論是用武力還是用飢餓的手段。絕望中的奮鬥常會勝過坐待成功的來臨，蠻族知道不可能在渡過面前的多瑙河後，再衝過羅馬人防備森嚴的營寨，於是決定擊破圍在後面的哨所，那裡不僅兵力較少而且警戒也不夠嚴密。經過大家奮不顧身的努力，從不同的道路奔逃，全軍轉過來又指向多山的意大利。奧勒良原來認為戰爭即將結束，敵軍全數被殲，接到阿勒曼尼人逃脫的消息感到極為痛心。米蘭地區即將受到蠻族的蹂躪，軍團已經受命在後追趕，但是部隊過於鈍重無法發揮作用，敵人迅速飛奔逃走，步兵可以保持騎兵那樣敏捷。幾天以後皇帝親自趕來援救意大利，率領他所選用的協防軍(其中有人質和汪達爾人騎兵)，以及所有參與過多瑙河戰役的禁衛軍。

阿勒曼尼人的輕裝部隊，散佈在阿爾卑斯山到亞平寧山之間廣大的區域。奧勒良和他的部下要不斷保持警覺，去找尋、進攻、追擊這些數量龐大的小股蠻族武力。雖然這是場雜亂無序的戰爭，但是有三次會戰不能略而不提，雙方的主力投入到慘烈的戰鬥中，成功確實來之不易。第一次是在普拉森捨附近的戰鬥，羅馬人受到嚴重的打擊。當時那位作者極為偏袒奧勒良，根據他的說法，危險的程度好像帝國會就此瓦解。狡猾的蠻族在森林裡列陣，趁著薄暮昏暗之際對軍團發起攻擊。在長途行軍之後，部隊疲倦而又混亂，幾乎無法抵擋他們狂野的衝鋒。但是，經過一番可怕的殺戮以後，熬過難關的皇帝很堅決地重新整頓軍隊，甚至還能保持榮譽不致一敗塗地。第二場會戰發生在翁布裡亞的法諾附近，500年以前漢尼拔的兄弟就是在這裡失去性命。
[27]



日耳曼人到目前為止，一切還都很順利，於是沿著艾米利亞大道和弗拉米尼亞大道進軍，打算要掠奪沒有防衛能力的都城。奧勒良始終注意羅馬的安全，追躡在後面跟蹤而至，等到決定性的時刻到來，就在此地發起攻擊，阿勒曼尼人受到慘敗再也無法恢復。逃走的殘餘人員在靠近帕維亞的第三次會戰中全數被殲，意大利從阿勒曼尼人的入侵中得到解救。


 五、奧勒良收復帝國西疆(271 A.D.)

迷信源於恐懼，害怕的人類對每一種新降臨的災難，都認為是看不見的仇敵用憤怒來發洩不滿。當蠻族很快逼近羅馬城牆，群眾感到無比的驚愕和懼怕，發現共和國最大的希望全部依賴於奧勒良的作戰勇氣和指揮能力。元老院下了一道敕令，要請示西比萊的神諭
[28]

 給予幫助。甚至就是皇帝本人，不論動機是出於宗教或者政策，都推崇這是非常有用的措施，叱責元老院過於緩慢，只要能滿足神明的需要，就是供奉再多的錢財，呈獻再多的動物當犧牲，釋放再多異族的俘虜，也都在所不惜。獻上除活人以外的各種祭品，讓流出的鮮血來洗滌羅馬人的罪行。西比萊神諭所喜愛的祭禮不會殘害無辜，只有祭司穿著白袍的遊行隊伍，伴隨少男和少女的歌頌。再就是城市和鄰近地區的齋戒儀式(公元271年1月11日)，奉獻的犧牲會發揮巨大的影響力，使蠻族無法通過已經舉行儀式的神聖地面。不論他們的想法多麼幼稚，但是迷信的行為有助於戰爭的勝利。法諾的決定性會戰中，要是阿勒曼尼人幻想他們看見一支幽靈大軍在奧勒良那邊助戰，他也樂於承認這支虛幻的援兵，確實發揮最大的作用。
[29]



不論這種精神上的壁壘能使人產生多大的信心，根據過去的經驗和對未來的恐懼，羅馬人要建構範圍更廣、材質更堅的城防工事。羅慕路斯的繼承者環繞著羅馬七山，所建的古老城牆有13英里長，
[30]

 就當時一個新興國家的力量和人口而言，實在是大得不成比例。因經常受到拉丁姆人襲擊，為對抗這個死纏不放的敵人，需要將相當面積的牧場和耕地包括在城牆裡。等到羅馬不斷成長茁壯，城市的範圍和居民逐漸增加，充塞所有的空間，穿過無用的城牆，蓋滿戰神的原野，隨著公路的開闢，從四面八方向美麗的郊區發展。奧勒良新建的城牆到普羅布斯在位才告竣工，一般人都加以誇大說將近50英里，實際上準確的數字是21英里。這是一件浩大而可悲的工程，當首都需要防衛時，代表著國家已經衰弱。羅馬人在國勢昌盛的時代，信賴軍團的武力，安全地保障位於邊疆的營地，根本沒有任何疑慮之處，不像現在需要防守帝國的寶座，來對抗蠻族的入侵。

克勞狄戰勝哥特人，奧勒良殲滅阿勒曼尼人，重建後的羅馬軍隊對抗北方的蠻族能夠維持古代的優勢。這位英勇善戰的皇帝的第二件任務，是要懲治國內的僭主，將帝國已經分裂的部分統一起來。雖然奧勒良是受到元老院和人民承認的皇帝，但是統治的區域受到限制，只能及於意大利、阿非利加、伊利裡亞、色雷斯及所屬的邊疆地區。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以及埃及、敘利亞和小亞細亞，仍舊分別為兩位叛賊所有。過去這類人物可以開出很長的名單，現在只有他們逃脫應有的懲罰，何況這兩個寶座竟為婦女所篡奪，使羅馬蒙受更大的羞辱。

相互爭奪的君王在高盧行省不斷起落，波斯蒂尤默斯嚴肅的個性只是加速自己的隕滅。他鎮壓在門茲稱帝的競爭對手後，拒絕讓軍隊搶劫這座反叛的城市，最終在7年統治之後，成為這群貪婪軍人手下的受害者。
[31]



維克托裡努斯是他的朋友和同僚，則因細故被殺。這位君主有傑出的成就，
[32]

 卻因為情慾而玷污了自己的名聲。他以暴力行為發洩情慾，毫不在意社會的法律，甚至連愛情的法則都不尊重。
[33]

 他在科隆被嫉妒的丈夫陰謀殺害，如果他們饒過他無辜的兒子，這種報復就會顯得更有正當性。在很多英勇的君王被謀害以後，發生了一種很不平常的現象，那就是一位女性長時間控制著高盧剽悍的軍團，這些史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維多利亞是維克托裡努斯的母親，她運用政治手腕和金錢，陸續將馬裡烏斯和泰特裡庫斯扶上帝座，利用這些徒有虛名而無實權的皇帝，對整個國家進行嚴密的統治。所有的錢幣不論銅幣、銀幣或金幣，上面都刻著她的名字，其頭銜為奧古斯塔 
[34]

 和「軍隊之母」。她的權力隨著生命的結束而終止，
[35]

 極可能是忘恩負義的泰特裡庫斯下的毒手。

泰特裡庫斯原來是阿基坦的總督，這個行省一直平靜無事，所擔任的職位很適合他的個性和所受的教育，後來受到野心勃勃的女贊助人的唆使，才穿上紫袍繼位稱帝，統治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有四五年之久。就不守法紀的軍隊而言，他既是君主也是奴隸。他對軍方心存畏懼，軍人則對他表示輕視。英勇而幸運的奧勒良終於公開宣佈，要達成統一帝國的目標。這時候泰特裡庫斯才敢透露自己處於何種悲慘的地位，懇求皇帝趕快來拯救這位不幸的對手。他很怕私下聯繫的情形被軍方發覺，到時性命一定不保。他已經無法統治西部這片疆域，只有背叛自己的軍隊，好讓帝國完成統一。他表面上裝出要打內戰的樣子，領導部隊進入戰場對抗奧勒良，故意把營地開設在最不利的位置，將自己的計劃和企圖全部通知敵人，然後就在開始行動之前，帶著少數親信人員逃走(公元271年夏季)。這些反叛的軍團被自己的長官出賣，雖然引起混亂使士氣受到影響，但是仍舊不顧犧牲，做困獸之鬥，直到最後一個人被砍倒為止。這場令人難忘的血戰發生在香檳的沙隆附近，法蘭克人和巴塔維亞人所組成的非正規協防軍，在奧勒良的壓迫與勸說後撤退，折回萊茵河。如此，帝國恢復平靜，皇帝的聲名和權威從安東尼邊牆一直傳播到赫拉克勒斯之柱。

早在克勞狄當政時，奧頓在無外力援助下，竟敢單獨反抗高盧的軍團，圍攻7個月後，這個歷盡磨難、早已苦於饑饉的城市被攻破，受到劫掠。在另一方面，里昂堅決抗拒奧勒良的大軍，我們只知道里昂受到嚴厲的懲罰，但是沒有人提到奧頓得到任何獎勵。的確，這就是內戰的政策，睚眥之仇必報，再造之恩難記，因為報復有利可圖，施恩則所費不貲。


 六、芝諾比婭統治東方帝國始末(250—273 A.D.)

奧勒良掌握泰特裡庫斯的人馬和行省以後，立即揮師東向(272 A.D.)，要征討帕爾米拉的女王——聞名天下的芝諾比婭。近代歐洲有幾位著名的婦女，能身負帝國的榮譽和重任，就是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也不乏此類女中豪傑。但是如果不算成就無法證實的塞美拉米斯，芝諾比婭可能算是自古以來的第一位，非凡的天才跨越了亞洲的自然條件和風俗習慣，打破了強加於女性的唯命是從和柔弱無能。
[36]

 她自稱是埃及馬其頓王朝的後裔，綺年美貌和天生麗質不輸於祖先克莉奧帕特拉，忠貞不渝
[37]

 和勇敢進取又遠在那位女王之上，不僅美麗而且英氣逼人，膚色黝黑(這與本書無關宏旨，但對於女性卻非常重要)，牙齒潔白有若編貝，一雙大眼睛顯出與眾不同的神韻，氣質是那樣甜美迷人，說話的聲音清晰明亮，悅耳動聽。她的理解力較之男性毫不遜色，好學而富有文采，不僅知曉拉丁文，對希臘文、敘利亞語和埃及語更為精通。為了便於自己參考，曾經將東方歷史編撰成史綱要覽，並且在哲學大師朗吉努斯的指導下，深入瞭解荷馬和柏拉圖的著作精要之處。

這位才華出眾的女子嫁給平民出身，後來榮登東方統治者寶座的奧登納圖斯，她很快就成為這位英雄人物的諍友和伴侶。在戰爭的空閒時間，奧登納圖斯喜愛行獵，經常在大漠之中對雄獅、花豹和熊羆等猛獸窮追不捨。芝諾比婭對這種危險的活動一樣甘之如飴，早已經訓練成不畏辛勞的體格，從來不用帶篷的車轎，通常是著戎裝騎在馬背上，有時也會帶著部隊步行前進。奧登納圖斯開疆闢土大部分要歸功於她的細心策劃和堅忍不拔，他們曾經兩次把波斯偉大的國王趕出泰西封的門戶外，獲得光輝勝利，共同奠定名聲和權勢基礎。他們指揮的軍隊和拯救的行省，不再承認除了戰無不勝的領袖以外任何君王的主權。羅馬的元老院和人民尊敬這位異族人士，就是他為被俘的皇帝報了大仇。連瓦萊裡安素來不知感恩的兒子，也承認奧登納圖斯是合法的盟友，雙方的地位完全平等。

在對亞細亞燒殺擄掠的哥特人進行一次遠征後，帕爾米拉的君王回到敘利亞的埃米薩，未料這個戰場上的常勝將軍，竟會被國內的叛變置於死地。他所喜愛的行獵正是致死的原因，也只有在這種狀況下才使對方有機可乘。他的侄子麥尼奧竟敢在他面前投擲標槍，這種錯誤的行為受到指責後，仍舊故態復萌。身為國君也是獵人的奧登納圖斯非常生氣，就命人將他侄兒的馬收回不讓他騎，這對東方人而言是很大的侮辱。同時，他還將這位冒失的年輕人關了很短一段時間。經過處分以後這件事很快就被忘掉，但是懲罰卻結下了怨仇，麥尼奧找到幾個大膽的同謀，在一個盛大宴會的場合殺害了他的叔父(250 A.D.)。奧登納圖斯的兒子希羅德，是個性情溫和的青年，
[38]

 並非芝諾比婭所出，也隨著他的父親被害。麥尼奧的血腥報復行為只能逞一時之快，還沒有來得及自封奧古斯都的頭銜，便被芝諾比婭在她丈夫的喪禮中當作犧牲品處死。
[39]



芝諾比婭在丈夫幾位忠誠朋友的支持下，立即登上空虛的寶座，穩固統治帕爾米拉、敘利亞和東方超過5年。奧登納圖斯過世後，元老院讚許他個人的成就，也代表著授權已經中止。但這位英勇善戰的孀婦，根本不在乎元老院和伽利埃努斯，使得一位前來討伐的羅馬將領，曳兵棄甲大敗而回。芝諾比婭不像一般婦女，經常會受到情緒的影響而不知所措，她始終堅持明智的政策指導，治國極為穩健老到；如果事情必須權宜處理，她會保持冷靜絕不動怒；若過失必須立即懲罰，也不會行婦人之仁。她厲行節約被人指責為吝嗇，但在需要花錢的場合，卻顯得慷慨大方。像阿拉伯、亞美尼亞和波斯這些鄰近國家，都害怕與她為敵，要求結成聯盟。於是，奧登納圖斯的版圖，從幼發拉底河延伸到比提尼亞的邊界，這位孀婦又為之加上祖先留給她的遺物，也就是人口眾多、物產富裕的埃及王國。克勞狄為了酬庸她的功績，同意在全力從事哥特戰爭時，由她執掌東方的政局。
[40]

 當然，芝諾比婭的行為也有很多曖昧之處，看來很想成立一個保持敵對狀態的獨立王國。她的宮廷運用羅馬的禮儀，後來又夾雜著亞洲壯麗的排場，強迫臣民把她看成居魯士的繼承人一樣行跪拜禮；她的3個兒子
[41]

 都接受拉丁式的教育，經常穿著皇家的紫袍到部隊去巡視；她自己則始終保有君王的冠冕，使用詞藻華麗而意義含糊的頭銜——東方女王。


 七、奧勒良進軍亞洲平定帝國東疆(272—274 A.D.)

等到奧勒良進入亞洲(272 A.D.)，要面對的敵手是個女性，只有這點會使人產生輕視的心理，除此以外他佔不到任何便宜。比提尼亞因為芝諾比婭的武力和權謀，原來已經發生動搖，現在因為奧勒良親臨，又對羅馬表示歸順。奧勒良在行軍時走在軍團前面，接受安錫拉的投降。經過一段堅持不懈的圍攻以後，在一位市民的叛降協助下奪取提亞納。按照奧勒良對部隊慷慨而對敵人凶狠的脾氣，他會將這個城市任憑憤恨的士兵去燒殺掠奪。但是出於尊重宗教的心理，對哲學家阿波羅尼烏斯 
[42]

 的同鄉採取寬容的態度。安條克的市民在大軍壓境以後，全部逃離城市，皇帝立即發佈安民告示，號召逃亡人員回鄉，對於在沒有選擇之下，被迫在帕爾米拉女皇手下服役的人員，全部赦免不予追究。這種出人意料的慈善作為，使得敘利亞人心悅誠服，一直到埃米薩的勢力範圍之內，人民都願意支持仁義之師。

芝諾比婭要是不採取行動，讓西方的皇帝進入到首都100英里以內，她的聲譽就會受損。所以決定東方的命運在於兩次會戰，這兩場會戰的環境是這樣的類似，除了第一次在安條克附近
[43]

 ，而另一次是在埃米薩以外，很難分辨出兩者的環境有什麼不同。帕爾米拉的女王在每一次會戰中，都親臨戰場鼓舞士氣，把執行任務的工作交給扎伯達斯全權負責，後者曾經在征服埃及的戰事中展現軍事長才。芝諾比婭有數量龐大的軍隊，大部分由輕裝弓箭手和全身鎧甲的重裝騎兵所組成。奧勒良的騎兵由摩爾人和伊利裡亞人組成，抵擋不住對手聲勢驚人的衝鋒，便在邊打邊退的狀況下混亂地向後逃走。帕爾米拉人奮力追趕。羅馬的騎兵等待機會反擊，再用不斷的纏鬥來困惑對手，使他們無法脫離，終於打垮這支過於笨重運動不靈的重裝騎兵。雙方交戰時，東方的輕裝步兵先是用盡箭矢，接著在短兵相接的近身搏戰中失去防衛的能力，他們沒有甲冑護身，幾乎赤裸，完全暴露在軍團的刀劍砍殺之下。奧勒良早已編組好這批久歷戎伍的老兵部隊，他們原來駐紮在上多瑙河地區，接受過阿勒曼尼戰爭
[44]

 嚴酷的考驗，獲得驍勇善戰的英名。

芝諾比婭在埃米薩會戰失敗後，沒有能力再編成第三支大軍。這時帝國以內原來臣屬於她的民族，一直到埃及的邊界，全部投靠到戰勝者的麾下，何況奧勒良派出最勇敢的將領普羅布斯，率領一支部隊佔領埃及的行省。帕爾米拉成為芝諾比婭最後的根據地，她將部隊撤到首都的城牆之內，進行頑強抵抗的準備工作，像一位女英雄那樣做出大無畏的聲明，要是她的統治結束就以身相殉。

在阿拉伯貧瘠荒涼的沙漠裡，少數農耕地區就像廣大的海洋中間浮現出來的島嶼。無論是塔莫爾或者帕爾米拉這樣的名字，在敘利亞語和拉丁語裡的意義，都是指溫暖氣候下陰涼而蔥鬱的棗椰林。此地的空氣清新，有珍貴無比的流泉，灌溉的土地可生產水果和穀物。這樣優越的條件，再加上地處波斯灣和地中海之間，到兩邊的距離大概相等，
[45]

 所以經常有駱駝隊來往，把數量眾多的印度貴重商品運到歐洲各國。帕爾米拉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富裕的獨立城市，用互利的貿易聯繫著羅馬和波斯兩大帝國，保持著卑躬屈膝的中立地位。最後，等到圖拉真獲得勝利，這個幅員很小的共和國便落到羅馬人手中，當作一個從屬而頗受重視的殖民地，繁榮興旺達150年之久。我們從遺留的少數銘文可以看出，雄於資財的帕爾米拉人在和平時期，建構廟宇、宮殿和希臘風格的柱廊。時至今日，形成的廢墟散佈在幾英里範圍之內，仍為好奇的旅客流連憑弔。奧登納圖斯和芝諾比婭的崛起，給他們的國家帶來一番新氣象，成為可以與羅馬分庭抗禮的對手。但是這種競爭要付出何等重大的代價，多少代的子孫都成為一時風光的犧牲品。
[46]



奧勒良皇帝行軍越過埃米薩和帕爾米拉之間的沙漠地區，不斷受到阿拉伯人的襲擾，不得不讓軍隊，尤其是行李和輜重，避開那些行動剽悍的匪徒積極而大膽的搶劫。他們看準時機發起襲擊，得手後很快逃脫軍團遲緩的追擊。圍攻帕爾米拉才是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任務，這位精力過人的皇帝親自參與進攻，身體被標槍刺傷。奧勒良在一封信上寫道：

羅馬人民總以開玩笑的口氣，談起我跟這位女人所進行的戰爭。他們根本不瞭解芝諾比婭的性格和她的力量，她為防禦作戰做的準備工作非常周全。石塊、弓弩和各種投射武器多得算不清。每一小段城牆就配置兩到三門弩炮，也可以用小型投射器投擲燃燒的火球。她害怕受到懲處所以不惜死拼到底，但是，我仍然信賴羅馬的神明給我的護佑，使我能夠完成當前的工作。

然而，神明的保佑終歸有限，圍攻的成敗也無法預料。奧勒良認為最合理的辦法是提出有利的投降條件，女王可以很光彩地退位，市民仍舊保有古老的權益。他的意見被嚴詞拒絕，同時伴隨著侮辱性的言辭。

芝諾比婭之所以表示出堅決的態度，是因為她認為在短期內，羅馬大軍受不了饑饉的壓力，就會循著沙漠原來的路線退兵。更有信心的是東方的君主不會坐視，特別是波斯的國王，必然會出兵保護這位作為屏障的盟友。但奧勒良的幸運和堅毅克服了許多困難，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沙普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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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波斯的權貴無暇他顧，只能派遣有限的援軍前來解帕爾米拉之圍。皇帝或用武力對付，或很慷慨地花錢收買，很容易地就令他們全部無功而返。從敘利亞各地派遣按時出發的運輸隊，陸續不斷地安全抵達皇帝的營地，再加上在埃及獲得勝利的軍隊，在普羅布斯率領下全部歸建。芝諾比婭到此時才決定逃走。她騎上速度最快的單峰駝，已快要到達幼發拉底河的河岸，但還是在離開帕爾米拉大約有60英里的地方，被奧勒良的輕騎兵追上，當作俘虜送到皇帝尊前。她的首都不久以後投降(273A.D.)，出乎意料得到寬大的處理。兵器、馬匹、駱駝以及大量的黃金、銀塊、絲綢和珠寶，全部歸勝利者所有，只留下600名弓弩手編成的守備部隊。皇帝回到埃米薩，花了很多時間對東方行省進行賞功罰罪。有些行省在瓦萊裡安被俘後，就對羅馬失去忠誠之心，等到帝國獲得戰爭的勝利，又重新歸順到羅馬屬下。

敘利亞女王被帶到奧勒良皇帝面前，他非常嚴厲地問她，為什麼膽敢運用武力反抗羅馬皇帝!芝諾比婭很機智地回答，不僅表示尊敬也顯出堅強的一面：「過去我沒有辦法把奧勒留或伽利埃努斯當成羅馬皇帝，所以才會這樣；現在，我只承認你是我的征服者和君主。」但是，女人的堅強通常都是裝出來的，很少能夠硬撐下去，至死不變。等到審判時，芝諾比婭的勇氣完全消失無蹤，在士兵們叫囂立即處死的怒吼聲中，她全身顫抖不知所措，忘記要拿克莉奧帕特拉當榜樣，來面對這絕望的處境。她靠著出賣自己的聲譽和朋友，苟延殘喘地偷活下去，把堅決抵抗的罪名全部歸於別人的建議，說她身為軟弱的女性，完全是受到臣下的操縱。殘忍的奧勒良將洩憤對像轉移到他們的頭上，很多人成為她恐懼的犧牲品，這些無辜的人員當中還包括朗吉努斯。他的名聲遠超過出賣他的女王和處決他的暴君，也因此而長存在後代子孫的心目中。不世的天才和高深的知識，無法感動無知無識的凶狠士兵，但是他們有助於朗吉努斯的靈魂能夠和諧地飛翔。他沒有任何怨言，平靜地隨著行刑者離開，全心憐憫女主人的不幸，盡力安慰為他傷心的朋友。

奧勒良東征班師回朝，已跨越分隔歐、亞兩洲的海峽，傳來消息說帕爾米拉人屠殺了留下的總督和守軍，再度樹起反叛的旗幟。他勃然大怒，立即回軍指向敘利亞。安條克對他如此迅速的行動感到十分驚訝，孤立無援的帕爾米拉人為自己一時的衝動而悔恨不已，毫無能力抗拒壓境大軍。我們可以看到奧勒良所寫的一封信，他認為應該把處死的範圍限定於武裝叛亂分子，但很多老人、婦女、兒童和農夫依然慘遭殺害。雖然他最關心的事情是要重建太陽神廟，還是對殘存的帕爾米拉人起了憐憫之心，允許離開的人們回來重建他們的城市，但是摧毀一座城市比重建要容易得多，像這樣一個商業和手工業製造中心，曾是芝諾比婭的皇城，慢慢衰落成默默無聞的市鎮、一個微不足道的城堡，最後變成破敗的村落。現在的帕爾米拉不過三四十戶人家，他們在宏偉廟宇的空曠中庭，用泥磚砌起他們的農舍。

戎馬奔波的奧勒良還有最後一件工作要完成。帕爾米拉反叛期間，菲爾穆斯在尼羅河地區作亂，雖聲勢不大，卻造成危險的後果，亟須出兵鎮壓。菲爾穆斯實際上是埃及的富商，但自稱是奧登納圖斯和芝諾比婭的朋友和同盟。他在印度的貿易過程中，與布倫米人和薩拉森人建立親密關係，這兩個民族位於紅海兩岸，很容易進入上埃及地區。他鼓動埃及人起來爭取自由，帶領大批憤怒群眾攻進亞歷山大裡亞城，在那裡穿上紫袍稱帝，開始鑄造錢幣，發佈告示，招募軍隊，到處誇口只要用紙張貿易的盈餘，就可維持作戰。像這樣的軍隊在對抗奧勒良的大軍時，怎會有防守的能力？所以也無須詳細敘述。菲爾穆斯很快被擊敗，捕獲以後經過拷問就立即處死。奧勒良現在可以向元老院、人民和他自己祝賀，不過3年的時間，他就使羅馬世界恢復和平與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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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羅馬舉行盛大凱旋式的華麗景象(274A.D.)

自從羅馬建城以來，沒有哪個將領能像奧勒良這樣，對於凱旋式的榮譽如此當之無愧，也沒有任何一次凱旋式，有這樣無與倫比的盛大和華麗(274 A.D.)。壯觀的隊伍最前面是20頭大象和4只皇家的老虎，還有200多只來自帝國北部、東部和南部的珍奇動物，接著是1600名角鬥士，要在圓形競技場上獻身於殘酷的搏鬥活動。從亞洲得來的財寶，許多被征服國家的兵器和旗幟，還有敘利亞女王華麗的餐具和衣飾，不是排列成對稱的圖案，就是故意零亂地堆起來，展示在行列的中間。從地球上最遙遠的國家，像是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巴克特裡亞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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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及中國所派來的使臣，全都穿上貴重或別緻的服裝，充分展現出羅馬皇帝的威望和權勢。還有許多城市所呈獻的禮物，特別是大批金質的王冠，也陳列在民眾面前。

一長串被押解在凱旋式行列中的俘虜，包括哥特人、汪達爾人、阿勒曼尼人、薩爾馬提亞人、法蘭克人、高盧人、敘利亞人和埃及人，他們見證了奧勒良輝煌無比的勝利。每個民族的戰俘都佩上不同標記，10名在戰場被捕獲的哥特人女戰士，被加上「亞馬孫女戰士」的稱號。
[50]

 但是群眾的眼光已經顧不得看俘虜，全部集中在泰特裡庫斯皇帝和東方女王的身上，前者和被加上奧古斯都稱號的兒子，都穿著高盧人的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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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黃色的上衣和紫色長袍。芝諾比婭苗條的身材套上黃金做的鐐銬，鎖在頸項上的黃金鏈條由一個奴隸拿在手裡，身上珠寶的重量使她幾乎要暈倒。她行走在一輛豪華馬車的前面，過去曾希望乘坐它進入羅馬的城門，後面跟著兩輛更為富麗堂皇的四輪馬車，分別屬於奧登納圖斯和波斯國王所有。

奧勒良在凱旋式乘坐的車輛(過去是哥特國王的座車)，特別為了這個場合，用四頭雄鹿或四頭大象拖拉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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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老院、民間和軍方最有名望的人士，全部緊跟著莊嚴的遊行隊伍。群眾是如此快樂、驚奇和感激，不由自主發出巨大的歡呼聲。但是泰特裡庫斯的出場亮相，使元老院的愉悅心情蒙上一層陰影，甚至情不自禁地喃喃私語，抱怨這位皇帝實在太過分，竟讓一位擔任過高官厚爵的羅馬人當眾受辱。

奧勒良在凱旋式中對待這些戰敗的對手雖然任性而為，但事後的處置卻極為寬大仁厚，這在古代帝王中是極為罕見的。過去那些異國的王侯無法保住自己的寶座，經捕獲後送到羅馬，隨著凱旋式的隊伍登上卡皮托神殿，經常會被勒斃在獄中。但這次大不相同，被打敗的篡奪者雖然已坐實叛國罪，卻讓他們在富裕而體面的生活中度過餘生。皇帝把離開首都20英里，位於蒂伯爾的一所精緻的莊園贈給芝諾比婭。這位敘利亞的女王后來慢慢變成羅馬婦女，幾個女兒都嫁給貴族家庭，後代一直延續到公元5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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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特裡庫斯和他的兒子恢復原有的階級和家產，就在西連山頂蓋了一所宮殿，落成以後邀請奧勒良參加晚宴，皇帝進門時非常驚喜地看見一幅畫，描繪出他們之間的那段奇特的歷史。泰特裡庫斯正向皇帝獻上一頂皇冠和高盧的權杖，再從他的手裡接受代表元老院議員身份的標章。後來他被派去治理盧卡尼亞，這位被廢的國王和皇帝建立起友誼，而且交往密切。有次奧勒良開玩笑地問道，你不覺得管轄意大利的一個省，比統治阿爾卑斯山以北整個地區，更為稱心如意嗎？他的兒子後來一直是元老院備受重視的成員，也沒有任何一家羅馬貴族，像他那樣受到奧勒良及其繼承人的尊敬。

奧勒良的凱旋式節目繁多需時甚長，即使從清晨就開始進行各項活動，莊嚴而緩慢的遊行隊列到上午9時還沒有登上卡皮托神殿，等到皇帝回到皇宮已經天黑。慶典延續下去，除了各種戲劇表演外，還有賽車場的驚險節目、獵殺各種兇猛的野獸、角鬥士的搏命格鬥，以及大規模的海上作戰模擬。慷慨的賞賜被分發給軍隊和民眾，有一些慈善機構也捐獻資財，來為奧勒良的光彩錦上添花。在東方獲得的戰利品有相當大的部分呈獻給羅馬的神明，卡皮托神殿和各種廟宇因為皇帝的虔誠，被各種進獻物裝飾得金光閃閃。太陽神廟獲得1.5萬磅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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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旋式過後不久，便用這筆錢在昆林納爾山蓋起一座華麗的建築物，奧勒良認為承蒙天賜厚福，這座建築是用父母的名義來向神明呈獻的禮物。他的母親原來是太陽神廟的初級女祭師，這位幸運的農民之子，從兒童時代所培養出來的感情，就是要將一切都奉獻給光明之神。他每一步的高昇、在統治期間的每一場勝利，基於感激之情都更加強了他對信仰的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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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奧勒良鎮壓內部叛亂及其行事作風(274A.D.)

奧勒良的軍隊擊敗了共和國在國外和國內的敵人。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過去那個軟弱而高壓的政府，所造成的正在滋長蔓延的犯罪行為、派系傾軋、投機鑽營和邪惡風氣，經過他這番嚴格的治理，應該可以在帝國根絕跡滅。但是，腐敗的過程已遠超過治療的速度。放任社會混亂的年頭是那樣漫長，比起奧勒良只有幾個月的軍事統治時間，我們只有承認，一段平靜無事的短暫時光，不足以完成那樣艱巨的中興大業。他想恢復錢幣的幣值，也都遭到強大惡勢力的反對。皇帝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達出自己的煩惱。他說道：

神明確實下達諭旨要我這一生在戰爭中度過，如今就在城裡我的眼前發生叛變，這會引起嚴重的內戰。鑄幣廠的工人在費利奇西穆斯的煽動下，發起造反的活動。這個傢伙原來是奴隸，經過我的提拔負責財務工作。最後叛亂雖然已經被鎮壓住了，但是部隊駐紮在達契亞，營地在多瑙河河岸的7000名士兵，在這次衝突中都遭到殺害。

當時也有作者記載，補充說明此事件是在奧勒良凱旋式後不久發生的，決定性的戰鬥在西連山展開。因鑄幣廠的工人在錢幣上摻水造假，皇帝為維護政府信譽，通知民眾可到國庫，用成色不足的劣幣換回良幣。

我們也可以滿足於如實報道這一非同一般的事件，但是有些難以置信的矛盾之處，也不能不提出來好有個交代。在伽利埃努斯的治理下，發生鑄幣廠舞弊案件，倒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目前狀況完全不一樣，那些貪污的組織難道不害怕奧勒良絕不通融的態度？何況犯罪得到好處的人總是少數，所以很難想像這些罪犯用什麼策略，把受到他們傷害的民眾武裝起來，去反對維護民眾權益而被他們出賣的國君。我們也許會自然地想到，這些犯罪分子和告密者以及作威作福的官員，都受到人民的厭惡，而改革幣值的工作，就和皇帝下令在圖拉真廣場公開燒燬作廢的單據一樣，受到人民的歡迎。

在商業原則完全不被人民瞭解的時代，採用嚴酷而輕率的措施，也許更能達到所希望達成的目的。但像這樣暫時的誤解很難激起一場內戰，更不要說加以長久的支持。要是不斷增加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稅率，達到使人無法負擔的地步，最後就會激怒那些無法離開自己家園的人民。但是那種狀況不管怎麼說，與採用必要的手段恢復錢幣的幣值，完全是大不相同的兩回事。在處理幣值的過程中，雖然暫時會產生不便，但是比起長久的好處也就可以忍受了。要是在過去，因成色不足造成的損失，會由大眾來分攤；現在是少數擁有大量現金的富人，明確感受到財富減少，隨著產業損失的同時，也失去原有的權勢和影響力，這對大多數人而言也沒有什麼不好。不論奧勒良採用哪種說法來掩飾發生叛亂的真正原因，對於擁有權力而又心懷不滿的部分人士，他那改進幣值的做法只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借口。羅馬雖然已談不上民主自由，卻還是深受派系傾軋的傷害。皇帝自己出身平民，所以對人民特別關心，但人民對元老院、騎士階級和禁衛軍則產生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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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老院管權，騎士階段管錢，禁衛軍管軍，要是沒有這三種人士的參與，誰也無法進行私下的陰謀活動，激起暴民成立一支軍隊，在戰場上與英勇好戰的君主領導下的、曾經征服西部和東部的多瑙河畔久經鍛煉的精銳之師對抗。

不管那次叛變的原因或目的到底是什麼，完全歸之於鑄幣廠工人很難令人置信，奧勒良倒是盡可能對勝利的成果加以運用。
[57]

 他天性嚴酷，身為農夫出身的軍人，他飽經憂患，不會產生多餘的憐憫和同情，見到酷刑和死亡完全無動於衷。他從小接受軍事訓練，把市民的生命看得無足掛齒，常因細微小事嚴厲懲罰百姓，更會把軍營的紀律要求轉用到民事的法律事務上。他的正義感結果成為盲目的熱情衝動，只要感覺到自己或公眾的安全受到威脅，根本不考慮證據的運用和量刑的原則。

羅馬人用毫無理性的叛亂來回報他對國家的服務，激怒他那高傲的性格。首都最高貴的家族捲入暗中進行的陰謀活動，不論是明確犯罪或僅是涉嫌，急切的報復心理促使他進行血腥的迫害，甚至連自己的親侄兒都無法倖免。劊子手殺得手軟(要是借用當代一位詩人的說法)，監獄擁擠不堪，可憐的元老院為卓越的議員遭到殺害或放逐而悲痛哀悼，議會對奧勒良的傲慢跟他的殘暴一樣難以忍受。他對民事制度的限制一無所知也不屑一顧，除了掌握武力以外，拒絕用任何頭銜來行使職權，始終拿征服者的權力統治這個被他解救和制服的帝國。
[58]




 十、奧勒良率軍出征被部將所弒(275A.D.)

後來有個才智出眾的羅馬皇帝說道，他的前任奧勒良所具有的才能，適合指揮一支軍隊，而不是統治一個帝國。
[59]

 因而，奧勒良意識到自己的天賦和經驗，實非常人所能及於萬一，在舉行凱旋式後幾個月，他又領軍進入戰場(公元274年10月)。有鑒於軍團不安其位，能夠參加國外的戰爭不失是明智之舉，加上波斯國王因瓦萊裡安的受辱而沾沾自喜，仍舊毫無忌憚地侵犯羅馬帝國的尊嚴。皇帝親自率領紀律嚴明而又驍勇善戰的軍隊，完全不恃兵力的數量，直接向著分隔歐、亞兩洲的海峽進軍。在那時，他體會到，至高無上的權力無法防範在絕境中的反抗。他對身邊一位被控受賄的秘書發出威脅的言辭，而大家都知道這並不是說說就算。這個秘書唯一的希望，是使軍隊一些重要軍官陷入同樣的危險境地，讓他們像他那樣處於恐懼之中，於是就冒充主子的筆跡，列出一長串血腥名單。這些人一看到自己的名字，知道即將被處死，根本沒有懷疑這是欺騙行為，也無法加以驗證，大家便決定殺死皇帝以求自保。奧勒良在從拜占庭向赫拉克利行軍的途中，遭到一群陰謀分子的攻擊。這些人由於地位很高，所以留在他的身邊。經短暫的抵抗後，他死在繆卡波爾的刀下(公元275年1月)，這還是他平素最喜愛和信賴的一個將領。軍隊對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元老院對他表示厭惡，但一般的看法則認為他是英勇善戰而且掌握機運的君王，對於暮氣已深的國家進行了一番有用卻過於嚴厲的改革。


 第十二章 奧勒良逝世後軍隊和元老院的作為 塔西佗、普羅布斯、卡魯斯及其子相繼為帝(275—285 A.D.)


 一、元老院和軍隊對繼位問題相互推諉(275A.D.)

歷代羅馬皇帝不論有無建樹，命運都是同樣悲慘，在世時有的縱情逸樂或是高風亮節，有的嚴肅苛刻或是溫和忠厚，有的怠惰瀆職或是百戰榮歸，最後的下場都是不得善終，幾乎每個朝代的替換，都是可恥的篡奪者進行叛逆和謀害所致。不過，奧勒良逝世後發生了非常奇特的現象，軍團敬仰戰無不勝的統帥，對他的被弒感到哀悼，並且決定採取報復的手段。謀叛的秘書所使用的詭計很快被發覺，他本人受到懲罰被處死。那些受騙動手行刺的高階軍官，有的確實感到悔恨，也有人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參加冤死君主的葬禮。在軍事會議中一致通過了一項決定，這一決議在給元老院的呈文之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英勇無敵而能蒙神保佑的軍隊致羅馬元老院和人民，一個人的罪行使很多人犯下滔天大錯，奪去奧勒良皇帝的性命。德高望重的尊長和元老，務請各位將先帝的英靈置於眾神的行列，根據議會的判斷決定最適合的人選來繼承帝位。不論是軍隊中的誰犯下罪行或錯誤，使我們蒙受巨大的損失，都已經不配統治整個帝國。
[60]



羅馬的元老院聽到消息並不感到詫異，只不過又一位皇帝在軍營被弒而已，他們私下對奧勒良的逝世感到高興。這封代表各軍團的來信非常謙卑而又恭敬，當執政官在全體會議中朗讀時，大家在欣慰中夾雜著驚奇。軍隊懷念已過世的君王，基於畏懼和尊敬所能激發的禮遇，全都大量傾注在議員身上。元老院基於感激之情，將推舉皇帝的權力作為回報轉讓給這批向共和國盡忠的軍隊，但軍隊認為元老院有合法的權利推舉皇帝。雖然他們屈意請求，但議會非常謹慎，最後的結論還是拒絕推舉皇帝，主要是不願讓這群任性善變的武裝團體抓住把柄，使得自己的安全和尊嚴受到威脅。其實，軍團的實力就是表示誠意的保證，他們並沒有假裝的必要，對元老院的推舉一定會聽從。但元老院又不免聯想到，偶然的悔恨難道可以改正80年來根深蒂固的積習？要是軍人那種習慣性的反叛又開始發作，狂妄的舉動就會傷害到元老院的尊嚴，被推舉的人選也會送掉性命。元老院在通過決議以後就照著這個意思擬出敕令(公元275年2月3日)，授權軍方投票推選新皇帝。

隨後雙方便開始不斷爭論，形成人類歷史上極不可能而確有其事的狀況。
[61]

 軍隊像是厭倦弄權生事，再度請求元老院從本身的議員中間推舉一位登基為帝。元老院仍舊堅持敬謝不敏，軍隊還是極力要求。相互之間婉拒和敦促至少有三次之多，雙方表現得謙恭有禮，只要對方決定誰登大寶一定無條件接受。就這樣8個月的時光過去，帝國處於無政府狀況下安然無事，羅馬世界在這段時間裡沒有君主、沒有篡奪，也沒有叛亂。奧勒良指派的將領和官吏繼續執行職責，在很長一段空位期，好像只有一個亞細亞的總督被免除職位。

據稱羅慕路斯死後所發生的事故跟現在很相似，當然不一定可靠，
[62]

 但他的生平和個性與奧勒良有些相似。那時王座空懸12個月之久，才推選出薩賓族的哲人接位，這段時間是由城邦的幾個階級聯合，用同樣的方式護衛公共安寧。但在努馬和羅慕路斯的時代，貴族有權控制人民的武力，在範圍很小且注重公德的社區，自由權利的平衡很容易保持。早期衰弱的羅馬城邦與目前有很大差別，現在隨時會發生狀況，毀掉空位期所呈現的服從與和睦。須知目前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囂亂混雜的首都、空前龐大的帝國、充滿奴性的專制政體、40萬傭兵組成的軍隊以及習於革命的歷史經驗。

即使帝位仍有很大的誘惑力，但是軍紀的要求和對奧勒良的追思，仍舊能夠約束軍隊易於反叛的習氣，也能制止軍隊首腦人物的野心。那些戰力最強的軍團駐紮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兩岸，御駕親征的大纛使羅馬和行省的軍營產生敬畏之心，不敢輕舉妄動。這一股寬宏大量的氣概在短期內還激勵著軍事階層，我們可以期待少數愛國之士能使軍方與元老院重歸舊好。這是重建共和國，恢復昔日的美德和英勇的唯一可行之道。

9月25日，執政官在元老院召集會議，報告帝國即將遭遇危險而嚴峻的狀況，這時距離奧勒良被害已有8個月。執政官輕描淡寫提到，軍隊已經呈現不穩的情勢，任何時刻、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引發兵變，接著他用雄辯的語氣表示，只要推舉皇帝這件事繼續拖延下去，各種危險就會隨之發生。根據他得到的消息，日耳曼人已經渡過萊茵河，佔領高盧一些重要據點和富庶的城市﹔野心勃勃的波斯國王使得東方一直警報不斷﹔埃及、阿非利加和伊利裡亞正受到國外和國內武力的威脅﹔立場不穩的敘利亞寧願接受女性的統治，也不願臣服於神聖的羅馬法律。接著執政官對首席議員塔西佗說話，請他就「推舉適當人選即位為帝」這個重要議題發表意見。

要是我們月旦人物，純以德行風範而不以時勢造化，那我們應對塔西佗比國王還高貴的家世，深表崇敬之意。羅馬有位總領風騷的歷史學家，著作嘉惠後世彌久長新，塔西佗議員自稱系其後裔
[63]

 。他當時已75歲高齡
[64]

 ，始終保持潔身自愛的習性，憑著巨額的財富和獲得的榮譽，更能光大門楣。他曾經兩次出任執政官
[65]

 ，雖然家產達200萬到300萬英鎊之多，
[66]

 仍然過著文雅而有節制的生活。他能夠以尊敬的態度和忍耐的毅力，從荒淫無道的埃拉伽巴盧斯到精明英武的奧勒良，經歷了多位君王的賢明與不肖，這使得他對帝位萬人之上的責任、危險和誘惑，自有正確的理解和認識。他孜孜不倦鑽研先賢的著作，深知羅馬制度和人類天性。
[67]

 民意所趨一致認為塔西佗是帝國最適合繼位的公民，這種令人不悅的謠言傳到耳中，讓他決定退休，回到坎帕尼亞的莊園。當他勉強應執政官召請，回任元老院的最高席位，對重大問題提供建言來幫助共和國時，已經在巴亞宜
[68]

 過了兩個月悠閒的隱居生活。


 二、塔西佗受元老院推舉登基(275A.D.)

當塔西佗起立發言時，會場同聲高呼「奧古斯都」及「皇帝」以向他致敬：「塔西佗奧古斯都，祈神明保佑汝，吾等選汝為君王，將共和國與世界托付於汝。能從元老院接位登基，全然在汝之地位、作為和風範。」等到喧囂聲音平息以後，塔西佗甚想拒絕此危險之尊榮，對於他們要選年邁而體衰的老人，接替英勇的奧勒良出任皇帝，甚表疑懼之意：

諸位元老，像我這身朽骨還能經得住盔甲的負荷嗎？還能忍受得了軍營的磨煉嗎？衰微之軀只有細心調養始能維持殘生，如何受得住氣候激烈的變化和軍隊生活的艱辛？我精力已竭幾乎連議員的職務都難以承擔，又何以負荷軍國大事之繁劇？諸位豈能期望軍團尊敬早想頤養天年之花甲老人？諸位以為我故意找理由來回絕元老院的厚愛？

塔西佗的拒絕或許是出於至誠，結果還是在元老院懇切請求下打消辭意。500名議員不斷喊叫，一再用動聽的說辭，表示羅馬歷代最偉大的皇帝，像是努馬、圖拉真、哈德良和安東尼，都是在晚年登基。元老院的選擇是頭腦而不是體力，是君王而不是武將，期望他靠著智慧來指揮軍隊。米提烏斯·法爾可尼烏斯在執政官的座位僅次於塔西佗，他起來發言時，除了對大家的話表示贊同以外，也說了很多不入耳的話。那就是羅馬過去忍受年輕人剛愎任性的惡行，這次選舉一位有德行和經驗的議員，或許有人認為是自私，但的確是大無畏的行動，所以特別勸告塔西佗要記住這次選他的理由，希望他在挑繼承人時，不要只找家族的親人，而要在整個共和國的範圍中來選擇。法爾可尼烏斯這番話獲得大家的贊同。皇帝當選人要服從國家的權威，接受同階人員對他的效忠，元老院的抉擇要經過羅馬人民和禁衛軍的同意才算定案。

塔西佗的統治並沒有配不上他的一生和原則。他一向感激元老院，認為國家的議會是法律的制定者，個人應臣屬於法律。
[69]

 他研究治國之道，知道國家的大患在於帝王的傲慢、內政的紊亂與軍隊的暴力。這些都已經損害到整個制度，需要整治才能恢復古老共和國的形象。或者，至少要用奧古斯都的策略以及圖拉真和安東尼的美德，才能加以維繫不至於墮落。下面簡述元老院在推選塔西佗登基後，可以獲得哪些重要的特權
[70]

 ，從中可見一些端倪：

其一，從他們的團體中推舉一人使用皇帝的頭銜，擔任全軍的統帥及統治邊區各行省的政府。

其二，決定執政官團的名單，一共有12名成員，以兩人為一組負責兩個月的政務，享有古老最高官員的尊榮。元老院可自由行使職權，在提名時不需徵求皇帝意見，所以對於皇帝支持他的弟弟弗洛裡努斯一事置之不理。塔西佗像羅馬人那樣表達出很真誠的情緒，很惱怒地說道：「元老院瞭解這位帝王的個性，所以不買賬，因為這位帝王是他們選出來的。」

其三，指派行省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和行政長官，將民事審判權授予各級官員。

其四，凡涉及城市郡守階層中級官員的審理案件，帝國所有的護民官都可以提出上訴，元老院應予受理。

其五，皇帝的詔書要附有元老院的敕令才具有法律效力。

其六，還有對其他政府部門的監察權，譬如督導財政。即使在奧勒良這樣嚴厲的統治下，政府部門也敢將公共支用的稅收轉移部分作為他用。

公告信函毫無耽擱地被分送到帝國各主要城市，像是特裡夫、米蘭、阿奎萊亞、帖撒洛尼卡、科林斯、雅典、安條克、亞歷山大裡亞和迦太基，要求各地遵照辦理。羅馬元老院已經恢復古代尊榮，讓這項改革的喜信能眾所周知，這種信函還有兩件保存至今。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兩種非常特殊的殘本，那是元老院議員提到此事的私人信件，從中可發現他們極為喜悅，對未來充滿希望。一位議員寫信告訴他朋友說：

不要浪費時光在巴亞宜和普提奧利過悠閒的退休生活，趕快回城到元老院來，羅馬又要興旺起來了，整個共和國都會變了。感謝羅馬的軍隊，這才真正是羅馬人的軍隊。至少，我們已恢復應有的權勢，最終目的是能滿足我們的慾望。我聽到很多請托的狀況，現在已經指派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也推選出皇帝了，當然不能完全如願，有的地方還是要自我約束一下。總之，這一切令人太高興了。
[71]



不過，期望愈高失望就愈大，軍隊和行省對羅馬那批游手好閒的柔弱貴族，都不可能長期服從。只要輕輕碰一下，他們的傲慢和權勢就像沒有支撐的結構一般，掉落地面摔得粉碎。受到鼓舞的元老院突然展現耀目的光芒，就像迴光返照一樣，接著就是永遠熄滅。


 三、塔西佗的東征與崩殂(276A.D.)

實際上，在羅馬通過的一切政令，要是不能獲得掌握實權的軍隊批准，就只能算是逢場作戲而已。塔西佗將議員留在羅馬做他們陞官發財的美夢，自己在禁衛軍統領的陪同下來到色雷斯的軍營(276 A.D.)。這位應軍方的請求，由元老院所推舉的皇帝，特地會見集結起來的部隊。等到統領讓隊伍整頓好安靜下來後，皇帝很巧妙而得體地向全體官兵講話，用獎金和犒賞的名義，賞賜大筆金錢滿足大家的貪念，部隊用高聲的歡呼來表示尊敬。作為奧勒良的繼承人，他的年齡雖然無法衝鋒陷陣建立功勳，但是他的見解要比羅馬的將領更為高明。

去世的皇帝準備對東方進行第二次遠征時，曾和阿蘭人取得協議，他們是一支西徐亞民族，居留在梅奧蒂斯海附近地區。這批蠻族在禮物和賞金的引誘下，同意以大量輕騎兵入侵波斯。他們履行諾言，趕到羅馬邊界時，奧勒良已經過世。而將領因為懷疑自己是否在皇位空懸期擁有決定權，自己也尚未準備好，所以不知道是要接受還是拒絕才好。阿蘭人則認為羅馬人不重視此事，完全是背信負義的行為，他們因為受到這種待遇，決定訴諸自己的勇氣索取酬勞並進行報復。他們像韃靼人那樣迅速移動，很快侵入本都、卡帕多細亞、西裡西亞和加拉太這幾個行省。博斯普魯斯海峽對岸的城市和鄉村被掠奪，軍團看到熊熊火焰，全都按捺不住要求將領讓他們前去制止。塔西佗的應對措施很符合他的年齡和身份，他先讓這些蠻族知道帝國並沒有背信，並且也預定以武力來制裁他們的行為。他表示他們與奧勒良簽訂的協定若是作廢，軍隊便會立即免除他們出兵的責任。這樣的承諾使大多數的阿蘭人緩和下來，情願放棄戰利品和俘虜，很快撤過費西斯河退回到荒漠。對於剩下那些不願和平解決的蠻族，羅馬皇帝決定起而作戰。羅馬軍隊非常英勇，而且都是有經驗的老兵，他們聽命從事，不過幾周的時間，就將亞細亞的行省從西徐亞人入侵的恐懼中解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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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塔西佗的榮耀和生命都很短暫，深冬之際遠離坎帕尼亞輕鬆的退休生活，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高加索山脈的山腳，身體因不習慣軍營的艱苦而變得非常衰弱，心理負擔更是加劇了身體勞累。這些軍人有一陣子激起公德的熱誠，憤怒和自私的情緒好像停止下來，但很快又故態復萌，對於年邁的皇帝表現得非常粗魯，營地和帳篷裡到處都在爭吵。塔西佗那種溫和友善的性情，只能引起他們的輕視之心。無力化解軍隊派系之間的內訌，使他感到極為痛苦，但他也不可能滿足貪婪的索求，總算是體認到要想調解這種無秩序的狀況，是毫無希望的。塔西佗認為軍隊放縱任性，不把法律微弱的約束力放在眼裡，是最難克服的惡習。他一直對此感到焦慮和失望，因此縮短了他在世的時間。這位無辜的帝王是否為軍人所殺害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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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卻可斷言，軍隊的驕橫確實是導致塔西佗死亡的主因。塔西佗崩殂於卡帕多細亞的提亞納(公元276年4月12日)，在位時間只有6個月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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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一逝世，他的弟弟弗洛裡努斯也不等元老院的批准，就迫不及待穿上紫袍做皇帝，表現出不似人君的猴急態度。對羅馬制度的尊敬與否，會影響到軍隊和行省的態度，而弗洛裡努斯突如其來的野心，雖然不致激起他們的反對，但卻引起強烈的指責。如果不是那位在東方的將領兼英雄人物普羅布斯大膽站出來，為元老院打抱不平，這種不滿也就在竊竊私語中逐漸消失了。不過，這次的競爭還談不上勢均力敵，歐洲的軍團實力非常強大，他們支持塔西佗的弟弟﹔軟弱的埃及和敘利亞部隊，要是沒有這位能力高強的領袖，在接戰以後根本沒有勝利的希望。運道很好而又積極進取的普羅布斯克服所有的困難，他的對手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兵，但只習慣在寒冷的地區作戰，西裡西亞酷熱的氣候使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這裡夏季的衛生條件對身體有害，很多人逃亡，兵員數量減少，以至於山區的隘道無力防守，最後塔爾蘇斯開城投降。弗洛裡努斯登基不過3個月，部隊就背叛這位受到輕視的皇帝，讓他輕易成為結束內戰的犧牲者(公元27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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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位經常更替，世襲權力的概念已經蕩然無存，落敗的皇帝在受難以後，他的家族也不會引起繼位者的猜忌。塔西佗和弗洛裡努斯的子女，得到允許降為平民身份，混雜在一般百姓裡居住，雖然貧窮卻可以清白地活下去。當塔西佗被元老院推選為帝時，他為了服務公眾，捨棄大量家財，表面看起來是一種很慷慨的舉動，但是很明顯洩露了他的意圖，是要將帝國傳給他的後裔。落得這種下場的唯一安慰，除了讓人記得他的事功只是曇花一現以外，還有就是動聽的預言，給後代子孫帶來長遠的希望。預言說是千載後，塔西佗的家族會出現一位君王，他是元老院的保護者、羅馬的中興之主，也是全世界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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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普羅布斯繼位後宏圖大展之作為(276A.D.)

克勞狄和奧勒良的出身同是伊利裡亞的農夫，這兩人在帝國式微時力挽狂瀾。如今對普羅布斯的即位，伊利裡亞的農夫也應與有榮焉。大約在20多年前，瓦萊裡安皇帝知人善任的洞察力，使他發現了這位年輕軍人的很多優點，軍事法規雖對任職的年齡有限制，但仍破格授予他軍事護民官的階級。普羅布斯不久就戰勝了佔據數量優勢的薩爾馬提亞人，是役還救了瓦萊裡安一位近親的性命，不負其拔擢之明。皇帝親自頒給其頸圈、臂鐲、長矛、旗幟、公民冠和登城冠等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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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古代羅馬授予英勇將士的殊榮，同時將第三軍團，接著就是第十軍團交給他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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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他每次擢升都能一顯身手，讓人感覺他未來的發展能更上層樓。在他的軍旅生涯中，曾轉戰阿非利加和本都，以及萊茵河、多瑙河、幼發拉底河和尼羅河等地區，不論是英勇的膽識和指揮的能力，都表現得極為卓越而有豐碩戰果。奧勒良對他征服埃及固然極為感激，但是更為推許他冒著性命危險，阻止皇帝犯下殘酷暴行的那種忠心耿耿的赤誠。塔西佗為了借重他的將才以彌補個人軍事學養之不足，授以東方各行省軍事總指揮的職位，薪餉較一般將領高5倍之多，應允給予其執政官的位階，以及凱旋式之榮譽。普羅布斯即位時僅4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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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望極隆又受軍隊愛戴，正是春秋鼎盛之年，可大展宏圖。

普羅布斯的功勳為世人所公認，所統率的軍隊已戰勝弗洛裡努斯，帝國之內再無競爭對手。要是我們相信他的自白，會發現他毫無稱帝的意念，後來之所以接受也是勉為其難。他曾在私人信函內寫道：「就我現有的權勢，實在沒有必要頂著虛名而身陷猜忌之險境，這樣一來，我就得扮演軍方所強加於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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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乎至誠寫給元老院的信函，至少在言辭上表現出羅馬愛國者的情操：

諸位元老：

當各位從元老院議員中推舉一位接替奧勒良皇帝時，完全是基於公正和智慧做出的最適當的選擇。各位才是世界最合法的統治者，從祖先那兒繼承的權力，由各位傳給後代的子孫。要是弗洛裡努斯沒有像繼承私人產業那樣，篡奪自己兄長的帝位，能夠聽從具有最高權力的各位所做的決定，無論各位將厚愛施於任何人，一切都會很圓滿解決，不會產生任何問題。現在軍隊為了維護體制，已經懲處他那輕舉妄動的作為，也授予我奧古斯都的頭銜。基於我的權利和我的功勳，請求各位以仁慈之心給予恩准。

當執政官宣讀這封非常恭敬的信函時(公元276年8月3日)，在座的議員都飄飄然難掩滿意之情，覺得普羅布斯已操左券，還能卑辭相求實在難得。大家異口同聲以熱烈的詞語，頌揚他的操守德行和豐功偉績，還有他那溫和穩健的言行。於是元老院毫無異議地立刻通過一項敕令，批准東部軍隊所推舉的繼位人選，對他們的統帥授予所有身登大寶的尊榮：愷撒和奧古斯都的稱號、國父的頭銜、在元老院一天可以提出3個動議的權利、祭司團大祭司長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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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使護民官的權力以及代行執政官頭銜的軍事指揮權，還有就是舉行登基的儀式。看起來是增加皇帝的尊榮和權勢，隱約中顯現出共和國的古老傳統和規定。

普羅布斯從當政開始同樣表示友善的態度，允許元老院參與帝國的行政事務。這位忠誠的將領為了維護羅馬軍隊的光榮戰績，經常把金冠和蠻族的戰利品堆放在大家的腳前，這些都是他無數次勝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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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雖然表面上滿足元老院的虛榮，私底下一定輕視議員的懶惰和軟弱。雖然元老院有權力隨時廢止伽利埃努斯可恥的詔書，但他們身為西庇阿驕傲的繼承人，默默忍受被排除在軍方所有的職務之外。同時，他們深刻地體驗到，誰若拒絕刀劍，就得丟掉權杖立即下台。

奧勒良憑借武力，已經粉碎羅馬四周敵人的抵抗，等他逝世後各方的蠻族又捲土重犯，聲勢更為強大。在短短6年的統治時間裡，蠻族再度被普羅布斯積極的英勇作為予以討平。論武功他不輸古代英豪，重新恢復了行省的和平與秩序。帝國最危險的邊區是雷提亞，經過他大力掃蕩以後，根本無須顧慮還會有敵人留存。他擊潰薩爾馬提亞部族飄忽不定的戰力，運用令人敬畏的手段，迫使這些蠻族歸還所掠奪的戰利品。哥特民族要求與英勇善戰的君王結成聯盟。他深入山區擊敗伊索裡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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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攻並奪取了幾個堅固的堡壘。他非常自傲於制服國內這個頑強的敵人，他們過去的倨傲無禮深深傷害到帝國的尊嚴。篡位者菲爾穆斯在上埃及所引起的事端，一直沒有完全平息，托勒密和科普托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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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布倫米人聯盟後加強防務，仍舊維持著暗中叛亂的狀況。要想對這些城市和南部野蠻的協防軍加以懲治，必然使得波斯的宮廷提高警覺，「萬王之王」就會終止與普羅布斯的友誼。

普羅布斯建立的勳業大部分是由於個人的英勇無敵和指揮有方，所以為他寫傳的作家感到非常驚奇，何以他能在短短6年之內，參加那麼多遠距離的戰爭。他將次要的行動交給部將負責，選賢與能是他治績的一大特色。諸如卡魯斯、戴克裡先、馬克西米安、君士坦提烏斯、伽勒裡烏斯、阿斯克勒庇德圖斯、安尼巴裡阿努斯以及很多重要官員，以後不論是登基治國，或是輔弼朝政，都在奧勒良和普羅布斯的麾下受過嚴格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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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普羅布斯征服蠻族之豐功偉業(277—279A.D.)

普羅布斯對共和國最大的貢獻，應該算是光復高盧(277 A.D.)，從日耳曼蠻族手中收回70多個欣欣向榮的城市。自從奧勒良逝世後，這個最大的行省受到蠻族毫無忌憚的掠奪。在眾多抵抗凶狠的入侵者的事件中，狀況比較清楚，能讓後人分辨出來的事件，是英勇的普羅布斯連續擊敗蠻族三支大軍，當然有些情形只能靠推斷：像是把法蘭克人驅回他們的沼澤地區。法蘭克可能是指一個聯盟，所以取這個帶有「自由參加」意味的名字。他們佔領著沿海一大片平坦地區，因萊茵河貫穿其間，經常氾濫成為積水的湖沼。還有幾個部族像是弗裡西亞族和巴塔維亞族都加入了這個聯盟。還有他擊敗的汪達爾人的分支勃艮第人，這個部落在奧得河到塞恩河之間到處流竄，尋找可以搶劫的地方，現在只要歸還所有的戰利品，就允許他們全身而退；這方面也讓蠻族感到慶幸，但要是他們不遵守條約的規定，立即就會受到很嚴厲的懲處。

在入侵高盧的蠻族當中，以利吉人的戰力最為強大，這個距離遙遠的民族，統治著波蘭和西裡西亞邊界廣闊的領域。阿里伊族在利吉人之中，無論是人口數量和兇猛的程度都居於領先地位。歷史學家塔西佗曾經很生動地描述：

阿里伊人天性殘暴狠毒，靠技術及環境努力強化他們令人恐懼的特質。他們使用黑色的盾牌，身體也繪成黑色，專門選在深夜時分作戰。他們成群前進的身影，看來就像黑烏烏的陰影。他們怪異得像魔鬼一般的面貌，任何敵人看見了都會不寒而慄。人在戰場上視覺的抵抗力最差，最容易被敵人懾服。

然而羅馬軍隊有嚴格的紀律，可以克服這種引起恐懼的現象。他們在一次規模不大的交戰中擊敗利吉人，最有名望的族長森諾也被普羅布斯活捉。深謀遠慮的皇帝不願將此英勇民族逼上絕路，簽訂了很寬大的投降條約，讓他們安全回到自己的國土。但他們在行軍、戰鬥和撤退中遭到很大的損失，使得這個民族的勢力全部瓦解，以後無論是在日耳曼人或帝國的歷史上，再也沒有提到利吉人的名字。在光復高盧的過程中，據稱入侵的蠻族損失40萬人。這對羅馬人而言是件艱巨的工作，皇帝須花費大量的金錢，因他懸賞的價格是一個蠻子的頭顱一枚金幣。由於戰士的名聲是建立在對人類的殺戮上，我們很自然地推測，貪婪的軍人胡亂倍增殺敵的數目，而普羅布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也全盤接受，並沒有嚴格檢查。

日耳曼民族不斷騷擾帝國的邊疆，自從馬克西明遠征加以懲處以後，羅馬將領的企圖心受到限制，僅僅滿足於防衛作戰。驍勇的普羅布斯趁著高盧勝利的聲勢，渡過萊茵河，把所向無敵的鷹幟展示在易北河和內卡河地區。他內心始終抱持一種看法，除非蠻族在自己的國家體驗到戰爭的災難，否則在他們的心裡根本不會存有和平的念頭。日耳曼在最近一次大遷移中受到慘重的打擊，以致戰力衰竭無法抵抗，對於皇帝統率大軍前來，感到極為驚駭。9位地位最高的日耳曼諸侯來到營地，俯伏在皇帝的寶座前，樂於接受征服者的命令，心甘情願簽訂和平條約。他們從行省帶走的財物和俘虜，皇帝堅持要求如數歸還，要是敢拒不交還掠奪的戰利品，各地的官吏有責任懲罰這些頑抗的強盜。普羅布斯在他們區域的邊界上留下守備部隊，日耳曼人要提供相當數量的穀物、牛只和馬匹作為貢金，供應這些部隊使用，當然蠻族除了這些物資也沒有別的東西。皇帝甚至有很多構想，像是要強迫日耳曼人放棄他們的武備，將他們的紛爭交給羅馬解決，把他們的安全托付給羅馬保護。要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就得指派長駐此地的總督，還有大量用來維持治安的軍隊，這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因此，普羅布斯經過判斷以後，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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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就把這個龐大的計劃擱置下來沒有執行。要是日耳曼被貶成一個行省，羅馬人唯一的收穫是增加需要防守的邊界，花費更多的人力和金錢，來對付作戰更為凶狠、行動更為積極的西徐亞蠻族。

普羅布斯放棄將好戰的日耳曼人變成臣民的構想，為了應付當前的需要，代之以建造一道堅固的防線拒止蠻族的入侵。這片國土的範圍就是現在的土瓦本大公國，在奧古斯都那個時代，因為古老的居民全部遷移一空，
[87]

 所以成為荒蕪之地。這裡的土地很肥沃，很快就對鄰近的高盧行省產生吸引力。有些冒險者前來建立新的殖民地，他們擁有不受羈絆的性格，不顧一切追求財富，據有這片無主的產業，繳交了十一稅後為帝國所承認。帝國為了保護這些新來的臣民，邊區守備部隊的防線逐漸從萊茵河延伸到多瑙河。大約是哈德良在位時，防禦的形式已經建立而且推展開來，守備部隊的防線建構完成，用森林和柵欄做成堅固的工事和塹壕來掩護。普羅布斯皇帝在原來很粗糙的防線上，建構一道相當高的石牆，每隔一段距離築有守備塔來加強防禦力量。從多瑙河鄰近的諾伊斯塔德和拉蒂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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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越過丘陵、山谷、河流和沼澤，抵達內卡河上的溫普芬，最後終止在萊茵河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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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蜿蜒過來將近200英里。這樣一個重要的屏障把兩條主要的河流連接起來，可以保護在歐洲的行省，中間的空隙似乎已經彌補得很堅固，使得蠻族特別是阿勒曼尼人無法像從前那樣很方便地切入到帝國的要害部位。但是從中國和不列顛所獲得的經驗得知，通過修築堡壘高牆來防禦廣袤的邊疆，全屬徒勞無功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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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積極進取的敵人，可以任意選擇和變更攻擊的位置，最後必能發現守備薄弱的部分，或趁其不備而攻之。防守者的兵力和注意力經常處於分散的狀況，即使是訓練有素的部隊要是不明敵情，也會產生畏懼的心理而影響至巨，到時候防線只要有一點被突破，就會全面崩潰。普羅布斯建造的石牆所遭遇的命運或可證實此種說法，在他死後不過數年，石牆就被阿勒曼尼人推倒。剩餘的殘跡還零落地散佈各處，現在只能引起土瓦本農夫的驚奇，以為是惡魔的力量。

普羅布斯強迫被征服的日耳曼民族簽訂和平協定，協定中有一項有利於羅馬的條件，就是要日耳曼人履行義務，每年徵召1.6萬名身強體壯的青年，供應羅馬軍隊所需，然後分配到各行省，再以每批50到60人的規模，派到羅馬部隊作為緊急增援之用。這種明智的做法，是要將蠻族對羅馬的協助，發揮威力於無形。到現在這種人力的供應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項目，因為意大利和內地各行省習於文雅的生活，人民虛弱不堪，無法承擔軍備的重任。在萊茵河和多瑙河艱苦的邊疆地區，人民在身心兩方面都適合軍營的辛勞工作，但是連年戰爭使人口的數量逐漸減少，家庭的破碎和農業的凋敝影響最大，不僅摧毀目前的人力資源，更斷送未來數代的希望。普羅布斯採用極為明智而正確的計劃，讓被俘或逃亡來歸的蠻族組成新的殖民地，分發土地、家畜及各種農具，採用各種獎勵措施，使他們安定下來為共和國培養服役的兵源，用來取代人力資源業已枯竭的邊疆。他曾運送一大批汪達爾人到不列顛的劍橋郡，讓他們無法逃走也沒有能力作亂，之後證明他們果能忠心耿耿為國服務。

大量法蘭克人和格庇德人居留在多瑙河和萊茵河兩岸，將近十萬巴斯塔奈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後者非常樂於到色雷斯定居，他們很快受到了羅馬臣民的感染，接受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國家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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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普羅布斯的期望大多數還是落空，蠻族既無耐心而且生性懶惰，無法忍受緩慢而單調的農耕工作。他們對自由自在的生活有一種難以克制的喜愛，只要有人站出來反對專制，就可以煽動他們很快叛亂，給自己和行省帶來致命的危險。雖然後來的皇帝繼續採用類似措施，但這種人為的供應，對於高盧和伊利裡亞最主要的邊境，還是不能恢復到古代原有的態勢。

在所有放棄新開發的居留地區、擾亂公共安寧的蠻族中，只有很少數的人員能夠回到自己的故土。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他們武裝作亂，在整個帝國之內流竄，但是被這位英勇的皇帝率軍平定，最後還是逃不掉全數被殲的命運。其中有一部分法蘭克人，開始時也是倉促行事，卻獲得成功，後來產生極大影響，不應該因為沒有引起注意而放過不提。

普羅布斯將法蘭克人安置在本都的海岸地區，著眼點在於加強邊疆的實力，制止阿蘭人的入侵。有一支船隊停靠在黑海的一個港口，結果落在法蘭克人的手裡，他們決定冒險通過不知底細的海洋，從費西斯河回到萊茵河的河口。他們很輕鬆地通過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赫勒斯滂海峽，在地中海裡到處巡航，隨心所欲進行報復和搶劫的行動，不斷襲擊毫無戒心的亞細亞、希臘和阿非利加海岸。敘拉古是一個富庶的城市，過去雅典和迦太基的海軍在它的港口裡鏖戰不休，現在被一小群蠻族掠奪，戰慄的居民大部分都被屠殺。法蘭克人再從西西里島前進到赫拉克勒斯之柱，很放心地向著大洋航行，沿著西班牙和高盧海岸，成功地找到了一條穿過不列顛海峽的航路，完成了令人驚歎不已的航程，在巴塔維亞和弗裡西亞海岸安全登陸。這次成功的實例教導他們的同胞，善於利用運動快速的優勢，不必害怕大海的危險，只要發揮積極進取的精神，就會有一條新的路線可以獲得財富和榮譽。


 六、普羅布斯蕩平叛亂及其被弒(280—282A.D.)

普羅布斯雖保持高度警覺和主動的作為，也不可能立刻使廣大版圖內的每一部分都受到他的約束。蠻族只要抓住國內戰爭的良機，就會掙脫加在身上的枷鎖。當皇帝出發解救高盧時，將東方的指揮權授予薩圖尼努斯，這是一位戰功赫赫、經驗豐富的將領。然而他終因君主出征在外，加上亞歷山大裡亞人的輕舉妄動、朋友的危言聳聽以及自己心懷畏懼，迫不得已發動叛亂。但是他對帝國甚至自己的生命，從登基那刻起就未抱任何希望。他說道：

悲哉!共和國喪失一位可用之材，多年的汗馬功勞毀於一時的魯莽行動。你們難道不知掌握君權之可悲嗎？那就像利劍懸在頭上，隨時會喪失性命。畏懼自己的侍衛，懷疑自己的友人，行為的選擇和生活的方式完全失去自主能力。無論年齡的長幼、品格的高下或行事的良窳，都免不了因猜忌而引起責難。當我被推舉登上帝位，就注定要終生憂慮，不得安享天年。唯一值得安慰之事，是可以保證將來下場悲慘者，絕非僅我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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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的前面部分，因普羅布斯的勝利得到證實(279 A.D.)，由於他的慈善為懷，後面部分所幸並未言中。這位仁慈的君王甚至想從憤怒的軍人手中，救下薩圖尼努斯的性命。普羅布斯過去對他的操守極為敬重，信任有加，不惜為他說話，當有人第一次提到他即將叛變的消息，普羅布斯認為是誣告而將告發者加以懲處。薩圖尼努斯之所以有這種下場，是因為他對手下的追隨者沒有約束，誤聽人言。而這些在下的擁戴者，比起有經驗的領袖，他們的期待更熱切，所以罪惡就更深重。

薩圖尼努斯在東方的叛亂事件剛處理完，西方又產生新的問題。波諾蘇斯和普羅庫盧斯在高盧舉起反叛的旗幟(280 A.D.)。這兩個軍官作戰英勇，雖然一位好酒而另一位好色，但決非懦弱無能和貪生怕死之輩，而且聲言要保持崇高的品格，畏懼強加在身上的懲罰，結果還是不敵普羅布斯過人的才能。他獲得勝利後依然保持仁慈的風格，讓他們無辜的家人能保有財產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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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布斯的軍隊現在已經平定國外和國內所有的敵人，溫和而穩健的施政作為重新恢復了共和國的安寧。行省再也不像過去那樣，陷入一大群帶著敵意的蠻族、一個受擁立的僭主，甚或一幫橫行的盜匪所造成的混亂之中。這時皇帝終於可以再度造訪羅馬，慶祝自己的光榮和給全民帶來的幸福。英勇的君王舉行凱旋式(281 A.D.)，壯觀的程度能夠展現他的戰功，人民不久前因看到奧勒良的戰利品而欽佩不已，現在更為慶幸有這樣一位英雄人物，將先帝的豐功偉業發揚光大。在那一天，我們不會忘記發生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狀況，有80名角鬥士在毫無生還希望的情況下，在圓形競技場中進行慘無人道的殺戮，還保留的600名角鬥士則準備在以後幾天表演。他們不願白白犧牲自己的性命，來為大眾提供娛樂，於是殺死看守的警衛，從監禁的地方衝出來，在羅馬的街道上濫殺無辜，引起全城一片混亂。他們堅決抵抗正規部隊的圍剿，最後還是寡不敵眾全部被殲滅。他們這樣做不僅死得光彩，更可以一洩心頭之恨。

普羅布斯的治軍不像奧勒良那樣殘酷，但對軍紀的要求同樣嚴格。後者對違紀官兵的處罰極為冷酷無情，而前者讓軍團進行各項勞動，沒有閒暇可以為惡。普羅布斯治理埃及時，著手興建各項重大工程，使這個富庶的國家獲得很大利益。尼羅河的航運對羅馬非常重要，於是他進行了多項改革的工作。軍人用雙手建構廟宇、橋樑、柱廊和宮殿，等於轉變角色成為建築師、工程師和農人。據稱漢尼拔為防止部隊習於怠惰生活，終日無所事事而發生危險，要求他們沿著阿非利加海岸栽種大片橄欖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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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同樣的原則，普羅布斯讓軍團在高盧和潘諾尼亞的丘陵地開墾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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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有兩處地方，完全使用軍隊的勞力來挖掘溝渠和栽種灌溉，其中之一名叫阿爾摩山，位於西米烏姆附近，是普羅布斯的出生地，使他產生一種孺慕之情。他為了報答養育的恩德，一心想把很大一片無用的沼澤變成耕地，於是就指派部隊擔任這項任務。

一個人在執行得意的計劃時，即使賢德之士也會因磊落正直而自滿，容易忘記拿捏謙和的分寸。普羅布斯就是沒有充分考慮到部屬的耐性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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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人職業上的危險，只有靠生活上的歡娛和閒散來補償。要是部隊的責任因為農墾而不斷加重，最後的結果不是不堪負荷而解體，就是非常氣憤地設法擺脫。普羅布斯的做法欠妥，據說已激起部隊不滿。他重視群體的利益甚於軍隊的利益，甚至表示國家得到和平後，最理想的方式是立即廢除常備兵和僱傭兵。他不慎將此種意圖透露出來而遭到殺身之禍。那年夏季最熱的一天，普羅布斯如往常那樣不顧酷熱的天候，嚴格要求部隊排除西米烏姆地區沼澤的積水。士兵擔任勞累工作時極為暴躁，突然丟下工具抓起武器，爆發了狂怒的兵變事件。皇帝深知大難臨頭，逃到監工的瞭望塔上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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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塔被推倒，不幸的普羅布斯當場死於亂劍之下(公元282年8月)。部隊洩憤之後立即平息下來，懊悔衝動的行為，不再記恨皇帝的嚴厲，決定建一座紀念碑，追思先帝的豐功偉業，使之永垂不朽。


 七、卡魯斯及其二子相繼稱帝(282—284A.D.)

軍隊對普羅布斯的慘死深表哀傷和悔恨，一致宣稱禁衛軍統領卡魯斯最有資格繼承帝位。提及這位君王的狀況時，不免令人覺得混淆而可疑，他以具有羅馬公民身份而自豪，不像前面幾位皇帝要不是外國人要不就是蠻族出身，所以他很喜歡與這些先帝比較血統的純正。然而當時的人覺得好奇而追查他的身世，發覺真實情況跟他的說法大不相同。他的祖先可能來自伊利裡亞、高盧或者是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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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雖然是軍人，但是接受良好的教育，擔任過元老院的議員。然而要說授予軍隊最高的職務，就他的年齡來說已經過大。當時帝國的文官和軍職的資歷完全分開計算，他卻能獲得一致的擁護，可見有其過人的長處。他受到普羅布斯的重用和尊敬，一直深表感激，嚴格說雖然他反對謀害普羅布斯，但是這種行為使他獲利最大，所以也無法逃避成為幫兇的嫌疑。他以眾所周知的操守和才能感到自豪，但是他原來很淳樸的性格，在不知不覺中變得嚴厲而殘酷，就是替他寫傳的那些並不知名的作家，都在犯愁是否要將他放在羅馬僭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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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魯斯登基時大約60歲，兩個兒子卡裡努斯和努梅裡安均已成年。

元老院的權勢隨著普羅布斯的逝世而消失。軍方雖然感到悔恨，但也沒有像當年奧勒良被弒後那樣，依照職責對文官政府的統治權表示尊重。他們認為無須得到元老院的許可，於是自行決定推舉卡魯斯繼位。新登基的皇帝致元老院的信函表現出冷淡而高傲的態度，揚揚自得宣稱依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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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行為一反前任那種友善的作風，新的朝代從開始就沒有展現博大的氣象，終非良好的預兆。羅馬人民被剝奪權利和自由，也只能私下發發牢騷。不過，恭賀和奉承的聲音還是到處可聞。在他繼位時有人寫了一首田園詩，倒是可以抱著開玩笑的心情，姑且一讀。說是兩個牧羊人為了避開中午的酷熱，就跑進烏努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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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洞穴去休息，在一塊木板上發現了當時人物的記述。這位農村的神明用帶有預言性質的詩句，描寫出帝國在這位偉大君主的統治下，全都會過著幸福的生活。烏努斯向這位到來的英雄歡呼，他的肩上背負著整個羅馬世界，將戰爭和內訌全部消除乾淨，再一次恢復到純潔和安定的黃金時代。

可能身經百戰的老將沒有聽到這種無聊詩文，卡魯斯和軍團都一致同意，準備執行延誤很久的波斯戰爭。他在出發遠征前，將愷撒的頭銜頒授給兩個兒子，並且賦予長子卡裡努斯與皇帝同等的權力，指示這位年輕君王，首先要平定高盧新發生的動亂，然後在羅馬坐鎮，負責統治西部各行省的政務。在這位老皇帝卓越的指揮下，羅馬軍隊獲得一次大勝，使伊利裡亞的安全得到保障，1.6萬名薩爾馬提亞人伏屍戰場，還有2萬多名蠻族被俘。羅馬軍威大振，決定趁勝進軍，不顧隆冬天氣，通過色雷斯和小亞細亞等地區。最後，他帶著小兒子努梅裡安，到達波斯帝國邊界，將營地設在高山頂上，把敵人的財富和寶物指給部隊看，要他們入侵這個國家去奪取。

波斯國王瓦南尼斯是阿爾達希爾的後裔，雖然已經征服上亞細亞戰力最強的國家賽格斯坦，但在得知羅馬大軍東征後卻仍感到驚慌，想用和平談判的手法盡力拖延羅馬人進軍的速度。波斯的使者在日落時分到達營地，軍隊正享用著儉樸的晚餐。他們要求謁見羅馬皇帝，最後被引見給一位坐在草地上的軍人，正拿一塊發霉的鹹肉和一些硬碗豆當晚餐，唯一能夠顯示皇帝的威嚴的地方，就是穿著一件紫色的粗羊毛長袍。會議就在毫無宮廷禮儀的狀況下進行，卡魯斯將戴著以掩蓋禿頭的便帽取下，對使者很堅決地表示，除非波斯國王向羅馬認輸，否則立刻將波斯夷為平地，就像他的禿頂一樣，寸草不留。
[102]

 雖然他的談話很有技巧，事先也有準備，但是我們仍可以從中感受到卡魯斯的行事作風十分嚴峻質樸，很像繼承了伽利埃努斯皇位的那位好戰君主(指克勞狄)。波斯的使者極為驚慌，狼狽告退(283 A.D.)。

卡魯斯的威脅並非誇口之言，他率軍蹂躪美索不達米亞，凡是阻擋他前進的敵人全部被他剷除。他佔領了塞琉西亞和泰西封這些重要城市(都沒有抵抗就投降)，帶著獲勝的大軍越過底格里斯河，把握住最好的機會入侵波斯。現在波斯最高會議全力應付國內黨爭，同時大部分兵力被牽制在印度邊界。羅馬和東方知道這種狀況，都認為穩操勝券。某些阿諛之言和一廂情願的想法，大肆誇張，說要滅亡波斯、征服阿拉伯、敉平埃及，最後甚至要一勞永逸解決西徐亞人的入侵問題。
[103]

 但是卡魯斯注定要使這些預言落空，甚至他連話都沒有說出口，就因為他的死亡而將這一切否定(公元283年12月25日)。這件事後來還引發了很多爭論，從他的秘書給羅馬郡守的一封信中，或許可以瞭解真相。他寫道：

我們敬愛的卡魯斯皇帝病倒在床上時，正好有一場猛烈的暴風雨襲擊營地。天空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辨五指，從不斷亮起的閃電的照耀下，發現大家都陷於混亂中。在一陣轟隆的雷鳴過後，我聽到突然發出的哭聲，知道是皇帝過世了。接著發生的狀況是侍從們怒氣攻心，放火焚燒御用帳篷，於是產生傳聞說卡魯斯是被雷打死的。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的真相，他的過世完全是病故。
[104]



虛懸的帝位沒有引起爭奪，懷有野心的將領彼此之間產生恐懼，相互牽制不敢行動。年輕的努梅裡安和不在現場的兄長卡裡努斯，受到一致擁戴成為羅馬皇帝。公眾期望卡魯斯的繼承人能夠追隨先人腳步，不能容許波斯人從驚恐的狀況下復原，必須手持武器向蘇薩和埃克巴塔納的宮殿前進。
[105]

 軍團的實力固然強大，但不論數量再多，訓練再嚴，卻都因受到迷信的影響而感到極為沮喪。雖然用各種手段來掩飾先帝的死因，都不可能使部隊去除心中的陰影，而且輿論的力量強大，古人對雷電的威力感到極為恐懼，要是有任何地點或人員受雷擊，都會認為是神明憤怒的懲罰。這時也就記起過去的神諭，上面提到底格里斯河是羅馬軍隊到達的極限。現在災禍降臨到卡魯斯的頭上，軍隊向年輕的努梅裡安大聲疾呼，要服從神明的警示，領導他們離開這個不祥的作戰地區。文弱的皇帝沒有辦法消除蠱惑人心的成見，只能撤退。這使波斯人感到奇怪，為什麼這支戰無不勝的大軍在片刻之間，竟會撤得一乾二淨。
[106]



先帝崩殂的噩耗很快從波斯的邊界傳回羅馬，元老院和行省都祝賀卡魯斯的兒子登基(284 A.D.)。這兩位走運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門第和功績有何出眾之處，以為兩者之中只要有一項非常人所及，就可穩保帝王之尊，並且視為理應當然之事。他們的出身和教育與庶民沒有不同，只因為父親稱帝而能晉身皇家尊榮。卡魯斯在位約16個月後逝世，將帝國的基業遺留給兒子繼承。要想在遽登大寶之時而能保持平常心，必須講究潔身自愛和謹言慎行，可是這位長子卡裡努斯欠缺應有的德行。

他在高盧戰爭中確也表現出英勇的氣概，等班師回到羅馬以後，卻過著奢侈腐化、揮霍無度的生活，個性軟弱而又暴虐，縱情聲色毫無品位，極度誇耀表面的虛榮，毫不顧慮公眾的尊敬。在幾個月之內，他連續娶了9個妻子，並接著離婚，這時她們大多仍懷著身孕。雖然婚嫁和離異是合法的行為，但是像這樣喜新厭舊率性而為，無異於羞辱自己和羅馬的名門世家。他對那些記得他從前出身寒微或指責他現在行為過失的人，全都恨之入骨。過去他父親指定了一些朋友和顧問，來輔導這位沒有經驗的年輕人，現在這些人不是被他放逐就是處死。對他不夠恭敬的同學和朋友，則使用最卑鄙的報復手段加以迫害。卡裡努斯與元老院的議員在一起時，裝出高貴的帝王派頭，經常公開宣佈要將議員的財產分配給羅馬人民。他從羅馬最低賤的人渣中選用他的親信和大臣，整個宮廷甚至皇帝的筵席上，都充斥著歌手、舞女、娼妓以及各類邪門歪道的隨從。他的司閽負責市政；將禁衛軍統領處死後，挑選一個陪他放蕩行樂的大臣來遞補；另外一位聲名狼藉、無恥之尤的大臣，被授予執政官的職銜；有一個機要秘書熟悉各種偽造的技巧，懶惰的皇帝竟讓他代簽各種文件。

當卡魯斯皇帝著手進行波斯戰爭時，為保障家族財產安全，將西方的行省和軍隊交給長子統治，雖合乎政策需要，卻也顯然是基於自私的動機。等他接到消息得知卡裡努斯的胡作非為後，心中感到無限羞愧和懊惱，並表示要加以嚴辦，以期對公眾有所交代。同時他要收養君士坦提烏斯以代替不肖子，操守廉明且英勇過人的君士坦提烏斯此時正任達爾馬提亞總督，但收養之事稍有延誤，待卡魯斯死後遂作罷論。卡裡努斯無所忌憚，更可無法無天，揮霍奢侈過於埃拉伽巴盧斯，殘酷不仁更甚圖密善。
[107]




 八、羅馬各種壯觀的競技與賽會(284A.D.)

卡裡努斯施政最大的功勞，從歷史的記載和詩文的歌頌中可以得知，是用他自己和兄弟的名義，在劇院、賽車場和競技場展示各項節目的偉大壯舉。大約20年後，戴克裡先的廷臣向這位節儉的君王，提到他前任的手筆之大，獲得非常響亮的名聲。戴克裡先承認卡裡努斯的統治，確是滿足了老百姓的歡樂，這種毫無意義的揮霍浪費，會讓羅馬人民在如癡如狂中獲得最大的享受，但是審慎的戴克裡先卻瞧不起這種作風。年老的市民曾經目睹往日的各種盛會，像是普羅布斯和奧勒良凱旋式的排場，菲利普皇帝非常別緻的競技和搏鬥項目，卻都比不過卡裡努斯的豪華壯觀。
[108]



歷史曾經詳細記載羅馬歷代皇帝的事跡，從而我們知道卡裡努斯的豪舉，確實有獨到之處。要是提及獵捕野獸這件事，或許可以對設計的浮華和手段的殘忍，從人道的立場加以譴責。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羅馬人為了娛樂他們的民眾，在這方面所花的費用之龐大和設計之精巧，說是空前絕後亦不為過。
[109]

 普羅布斯曾經下令，把很多大樹連根挖起移植到賽車場，成為一片廣大而濃蔭密佈的森林，然後將鴕鳥、大角鹿、梅花鹿和野豬各1000只放養其間，任憑民眾前來射獵取樂。翌日就換上雄獅和雌獅各100頭、花豹200只，以及300頭熊。這批野獸本來是年輕的戈爾迪安皇帝準備做凱旋式遊行之用，後來的繼位者也曾經在競技場中展示出來，但是像這樣一次屠殺幾百隻大型野獸，倒是非常少見。20只斑馬表現出雅致的外形和遍佈斑條的軀體，使羅馬人大開眼界。悠遊在薩爾馬提亞平原的大角鹿以及埃塞俄比亞平原的長頸鹿，這樣高大又對人無害的動物各有10只。與之形成對比的是，30只非洲鬣狗和10只熱帶地區最凶狠的印度虎，還有自然界最具有威力的四足獸，犀牛和尼羅河河馬也都來亮相。
[110]

 此外，還有32頭大象組成莊嚴的隊伍，從世界各地運送到羅馬競技場。

這麼多的珍奇野獸，的確令一般人看得出神，歎為觀止。博物學家可在此進行研究，真正觀察這些不同品種動物的外形和特性，這倒是意外的收穫，但是這點好處對科學家來說可以很容易得到，也不足以成為任意糟蹋人類共有自然資財的理由。第一次布匿戰爭中，發生過一件稀罕事例，明智的元老院竟能將民眾的娛樂用來維護國家的利益。羅馬戰勝迦太基，俘獲一批大象，由幾個奴隸用鈍矛在後面趕著，在賽車場裡表演。羅馬士兵看到後，知道這些笨重的動物毫不足畏，以後在戰爭中看到在隊列中的戰象，就不怕跟它接戰了。

把獵殺和展示野獸當作豪華的活動，很適合那些視自己為世界主人的民眾；作為展示的建築工程除了用來娛樂以外，還能顯示出羅馬的偉大。第度的大競技場無愧於「巨無霸」的稱號，後代子孫看到殘留的遺跡，難免心生敬畏而產生欽佩之感。這個橢圓形的建築物有564英尺長、467英尺寬，以80個拱門做基礎，用四根連續柱式的結構，升到140英尺的高度。
[111]

 建築物的表面鑲嵌著大理石，也裝飾著各種雕像。內部的構造是巨大的凹狀斜面，充滿並圍繞著60到80排大理石座位，上面覆蓋著坐墊，很輕易就能容納8萬名觀眾。
[112]

 64個出入口方便大量人員的進出，通道、走廊和樓梯都設計得非常精巧，每個人無論是元老院的議員、騎士階層還是平民，很容易到達規定的位置，不會產生任何混亂。
[113]

 不論任何方面連細節都沒有忽略，盡量讓觀眾感到方便和舒適。座位上方有很大的活動涼篷，在必要時放下來防止日曬和雨淋，利用噴泉使空氣不斷保持清新，同時使用大量香料保持氣味芬芳。在建築物的中央或為搏鬥場或為舞台，鋪上最好的細沙，隨時可以改變外表形狀。舞台可以升起來變成赫斯珀裡得斯
[114]

 的金蘋果樂園，隨後亦可變成色雷斯的岩層和洞穴。地下水管供應源源不絕的水流，舞台可以從平坦的地面馬上變成一個大湖泊，由於挖的深度夠，所以上面還可以漂浮起作戰的船隻。
[115]

 為裝飾豪華場面，羅馬皇帝不惜工本，大手筆投資。很多記載提到大競技場的擺設都是用黃金、白銀和琥珀製成。詩人描述卡裡努斯的競技節目，他把自己當成是個牧羊人，被其壯觀的名聲吸引到首都。防護野獸的網是用金線編成，柱廊全都鍍金。用來區分觀眾的台階，也佈滿價格昂貴的馬賽克鑲嵌，這些馬賽克全部用美麗的石子做成。


 九、卡魯斯家族的隕滅與戴克裡先的發跡(284—285A.D.)

卡裡努斯皇帝備極尊榮，安享帝王的福分，所見所聞都是民眾的頌讚、廷臣的奉承和詩人的謳歌。他本人實在欠缺值得稱譽的德行，但不得不認同的確他蒙受神的恩典。就在此時，他的弟弟在離羅馬900英里外逝世(公元284年9月12日)，卡魯斯家族的皇權，也在一次突發的革命中轉到他人手中。

卡魯斯的兩個兒子自從父親逝世後，彼此還未晤面過。他們所做的安排是先拖一陣子，等弟弟在波斯戰爭得到光榮的成就，就用敕令要他回到羅馬來舉行凱旋式。至於雙方的權責，甚至於行省或整個帝國的劃分，都還沒有確定，但是要想聯合統治，看來不會維持太久的時間。兩個人的性格有差異，很容易引起兄弟之間的猜忌。即使在羅馬最腐敗的時候，卡裡努斯都罪該萬死。努梅裡安則適合做個太平皇帝，他的言行舉止和藹可親，操守德行也受到公眾的喜愛和尊敬，對詩文和演說都有很深的造詣，雖然已擢升到最高的地位，表現卻非常謙虛，顯得更為尊貴無比。他的辯才受到元老院的讚許，並不像西塞羅那樣鋒芒太露，毋寧是謙和穩重。雖然當時並不缺乏詩文的高手，但他依然可與當代名家一爭高下，而且與對手成為要好的朋友，有很詳盡的資料可以證明他不僅心地好而且才氣高。
[116]



但努梅裡安的才華適合頭腦沉思而不是身體力行，等他父親即位後，逼得他無法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何況他的性格和愛好均不適合指揮軍隊，波斯戰爭的艱苦生活摧殘了他的身體，炎熱的氣候使他染上目疾。
[117]

 在漫長的撤退行動中，只能獨處在黑暗的帳篷裡或是舁床上。國家大事不論是民政或軍政，全部授權給禁衛軍統領阿里烏斯·阿培爾負責。後者是皇帝的岳父，所以可以大權獨攬，御帳由他派出親信嚴密看守。在很長一段時期，阿培爾因皇帝不能視事，就假借名義對軍隊下達命令。
[118]



卡魯斯死後還不到8個月，羅馬軍隊以緩慢的行軍方式，離開底格里斯河班師回國，到達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地方。軍團停紮在亞細亞的卡爾西頓，行轅已經過了赫拉克利亞，行抵位於歐洲的普羅蓬提斯。
[119]

 軍營到處流傳著努梅裡安已經死亡，有個心懷不軌的奸臣，仍然假冒皇帝之名行使皇權的消息。眾人剛開始是竊竊私語，到了後來變成群情激動的喧囂。性格暴躁的士兵無法忍受這種長期懸疑不決的情況，帶著強烈的好奇心闖進皇帝的帳篷，發現努梅裡安的屍體橫陳床榻
[120]

 。根據他的身體狀況，原本可以讓大家相信是自然死亡，但是這種掩飾的行動，可以解釋為犯罪的證據。阿培爾之所以採用這樣的措施，是想讓自己被推舉為帝，結果這反而成為他滅亡的原因。雖然目前部隊已被激起狂怒和悲傷的情緒，但還是願意遵守正常的程序，可見在伽利埃努斯以後幾位武功顯赫皇帝的教誨之下，軍隊已經建立起了嚴明的紀律。所有軍隊奉命向卡爾西頓集結，阿培爾被鐵鏈鎖住，當作罪犯押解過來。在營地中央成立一個法庭，將領和軍事護民官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他們立即向部隊宣佈，選擇衛隊指揮官戴克裡先繼承帝位，並為受大家愛戴的皇帝復仇(公元284年9月17日)。候選人未來的命運，全部要看當前如何掌握機會做出妥善處置。戴克裡先深知他原來的職位必然會招來猜疑，於是在登上法庭以後，舉頭目視太陽，在神明鑒察之下，鄭重表明自己清白無罪，然後用皇帝和法官的口氣，命令給阿培爾戴上腳鐐手銬，將之押上法庭。他指著阿培爾說道：「這個人是謀害努梅裡安的兇手。」然後不容他有辯駁的機會，拔出劍來刺進統領的胸膛。罪證已經昭然若揭，不容被告否認，軍團一再高聲歡呼，接受戴克裡先皇帝的判決和權威。
[121]



在進入另一位皇帝的統治之前，要先簡要交代努梅裡安兄長的悲慘下場。卡裡努斯擁有大量軍隊和充分財力，能支持他以合法的名義統治帝國，但他個人私德有虧，抵消了他在出身和地位上的優勢。他父親最忠誠的下屬，都瞧不起這個兒子的不學無術，更畏懼他的殘酷傲慢，人心都向著他的對手。甚至元老院也不諱言，他們寧願接受一位篡臣也不願接受一位僭主。戴克裡先運用各種政治手腕，激起國內不滿，在冬季進行密謀活動，公開準備要打一場內戰。到了春天，東方和西方的軍隊在馬古斯平原遭遇(公元285年3月)，此處是梅西亞的一個小城，
[122]

 位於多瑙河畔。從波斯戰爭回師的部隊，為獲得光榮的勝利早已耗盡體能和兵員，戰力無法與毫無耗損的歐洲軍團相比，所以隊伍被擊破。在那悲慘的時刻，戴克裡先不僅是帝位甚至連生命都將不保。但是卡裡努斯由於英勇的士兵而獲得優勢，也由於軍官的叛逆而喪失自己的生命。有位軍事護民官的妻子被他勾引，所以要找機會報復，一擊之下，姦夫身上流出的鮮血，沖刷掉了內戰的衝突。


 第十三章 戴克裡先當政及其3位同僚馬克西米安、伽勒裡烏斯和君士坦提烏斯 重建秩序和安寧 波斯戰爭的勝利和凱旋 政府分治的新制度 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的遜位和退隱(285—313 A.D.)


 一、戴克裡先的出身與繼位(285A.D.)

戴克裡先的統治較之前朝各位皇帝更為光耀奪目，但是他個人的出身則更為貧苦卑賤。貴族世家所標榜的特權，因為世人過分要求功勳和霸業，早已蕩然無存，但是在人類的自由和奴役之間，仍然保持著一條明顯的鴻溝。戴克裡先的父母原是羅馬元老院議員阿努利努斯的奴隸，他的名字源於達爾馬提亞的一個小鎮，那是他母親出生的地點，
[123]

 所以身世沒有值得炫耀的地方。他父親從主人家得到自由以後，因為能夠讀書識字而得到文書工作。他那位志向遠大的兒子，從廟宇中得到有利的神諭，也自認為頗有才能，所以決定在軍中發展，希望能出人頭地。誰知道奇跡發生，他靠著計謀和機遇，一步一步實現神諭的預言，向世人展示他的豐功偉業。戴克裡先一路飛黃騰達，當過梅西亞的總督，獲得執政官的尊榮，負責指揮宮廷衛隊的重要職位，在波斯戰爭中展現非凡的才能。等到努梅裡安死後，有心爭取王位的人員均自歎不如，竟一致推舉這位奴隸出身的人，認為他最適合接任帝座。

出語惡毒的宗教狂熱人士，在指責他的同僚馬克西米安行事野蠻殘暴的同時，對戴克裡先皇帝的勇氣產生懷疑。很難相信這樣一位受到軍團尊重和士兵愛戴的皇帝，就像以前那些英勇善戰的君王一樣，竟會是個膽小鬼。然而，譭謗的言論總要很巧妙地找到最脆弱的部位，然後再加以攻擊。戴克裡先在需要恪盡自己的權責時或在緊要關頭，並不是沒有擔當。但是他決非英雄人物，缺乏大無畏的氣概，無法把危險和權勢置之度外，不能以毫無虛偽之心贏得舉世的讚譽。事實上，他的才能偏於實用，不會誇耀以引起他人的猜忌；心智均衡，對人性的揣摩富於經驗；處理事務精明能幹又能講求技巧；慷慨大方而且生活節儉樸實，常以軍人的爽直掩飾深沉之心機﹔能隨時改變手段以達成鍥而不捨的目標﹔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根本不顧慮別人，甚至違背自己的良知﹔但是有時也會假借社會正義和公眾利益之名，以利於達成自己的企圖。戴克裡先也與奧古斯都一樣，被視為新帝國的奠基者，就像愷撒的養子是一位極其出色的政治家，而非統兵征戰的勇將。在他們能用策略達到目標時，就絕不使用武力。

戴克裡先的成功之道在於其寬厚溫和的作風。羅馬人在接受死刑、放逐或籍沒時，只要稍微給予寬容或公正，就會極口稱讚上位者的仁慈。對內戰能自行熄火，他們更感到驚喜。戴克裡先把卡魯斯家族的首席大臣阿里斯托布魯斯視為心腹，尊重過去政敵的生命、財產和地位。他甚至讓卡裡努斯大部分奴僕，繼續在原來的位置上供職。
[124]

 這種做法可能是出於謹慎的動機，讓善玩手段的戴克裡先可以獲得仁慈的美名。有些奴僕為了得到他的歡心，不惜暗中出賣舊主人；有些人對不幸的故主懷有感恩之心，得到他的尊敬。奧勒良、普羅布斯和卡魯斯這幾位皇帝，都有知人善用的才幹，在政府和軍隊的各部門安排有能力的官員，撤換他們只會損害到公眾的利益，對繼任者而言毫無好處。此種做法使得整個羅馬世界都相信新政府會有美好的遠景。戴克裡先公開讚揚前代皇帝的美德，特別表示要傚法馬可·安東尼的王道思想，用以彰明個人之所好。


 二、羅馬帝國的分治(286—292A.D.)

戴克裡先當政時最關心的事項，就是要表明誠摯和穩健的態度，於是以馬可為榜樣，提升馬克西米安做他的同僚，開始時給他加上愷撒的頭銜，最後進封其為奧古斯都(公元286年4月1日)
[125]

 。但是就他的動機和目的而論，與馬可不顧國家的利益，完全是出於私人的情感，而將帝王的尊榮授予一名儇薄少年相比，真是天差地別。戴克裡先是在國事危難之際，讓一個多年戰友共同肩負治國重任，用以增強東方和西方的防衛力量。馬克西米安像奧勒良一樣，出生於西米烏姆地區的農民家庭，大字不識，視法律為無物，
[126]

 貌和舉止粗野，後來雖然貴為皇帝，仍然不改其本色。戰爭是他唯一的專長，長期的軍旅生涯讓他揚威帝國每處邊疆。他的軍事才能不在指揮部隊而在於讓士兵唯命是從，或許他的兵法造詣不能讓他成為卓越的將領，但是憑著勇敢、忠貞和經驗，他能夠執行最艱巨的任務。

馬克西米安的缺點對提拔他的恩主而言，頗有利用的價值。他從無惻隱之心，行事不畏後果，戴克裡先對政策每有重大的興革舉措，馬克西米安便成為執行殘忍行動最適當不過的工具。等到血腥的犧牲者已經選定，有時為了審慎起見，戴克裡先出面調停，救出幾位本不想取其性命的人士，而有時為了防止報復，就會對馬克西米安的嚴酷輕描淡寫地斥責幾句，所以當時以黃金時代和黑鐵時代
[127]

 來對比寬猛之治道不同。兩人雖然性格大相逕庭，在位時仍能保持當年布衣之交。馬克西米安作風粗暴而倨傲，會對自己和國家的安全帶來莫大的危險，但他一向尊敬戴克裡先為不世的天才，承認理性的力量勝過蠻橫的暴虐。
[128]

 這兩個人不知是自大還是迷信，一位自稱為約維烏斯，另一位自稱赫爾克裡烏斯。按照御用文人的說法，約維烏斯是比擬朱庇特用智慧推動宇宙的運行，赫爾克裡烏斯則欲倣傚所向無敵的赫拉克勒斯剷除世上的惡魔和暴君。
[129]



但是，這兩位自比古代神明和英雄的皇帝，能力卻不足以承擔治理國家之重任。有遠見的戴克裡先發現帝國四面受蠻族攻擊，在重點方面需要安置大軍和皇帝御駕親征。他基於此種考慮，決心再次讓出一部分過於龐大的權力，用較次一級的愷撒稱號，授予兩位功勳顯赫的將領，分享統治帝國的君權(公元292年3月1日)。伽勒裡烏斯原以牧牛為業，故獲得阿門塔裡烏斯的別名；君士坦提烏斯因為臉色蒼白，常被人稱為克洛盧斯。兩人都身御紫袍榮登次一位階的帝座。前面在提到馬克西米安的鄉園、出身和習性時，等於已經描繪出伽勒裡烏斯的大致輪廓。他常被視為馬克西米安年輕的化身，但是事實上，無論在才能和品德方面都要高明得多。君士坦提烏斯的家世不像共治者那樣低微，他的父親優特羅皮烏斯是達爾達尼亞很有地位的貴族，母親是克勞狄皇帝的侄女。
[130]

 雖然他年輕時期過著軍旅生涯，個性卻溫和友善，人們在很久以前就異口同聲讚譽，認為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為了用家族關係來增強政治的聯繫，兩位皇帝分別成為兩位愷撒的父親。戴克裡先以伽勒裡烏斯為子，馬克西米安以君士坦提烏斯為子，迫使他們與髮妻離異，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養子。
[131]

 這4位君主劃地分治廣大的羅馬帝國：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的防務責成君士坦提烏斯管理；伽勒裡烏斯駐守多瑙河兩岸，以護衛伊利裡亞各行省；馬克西米安管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戴克裡先自己保有色雷斯、埃及和富庶的亞細亞地區。每人在統轄範圍內都有最高的權力，但是四人的聯合治權及於整個帝國，每一位隨時準備為共治者提供意見或親臨效力。兩位身居高位的愷撒尊重兩位皇帝的權威，而這3位較年輕的君王，都能以感激和順從的言行，毫無例外地承認成全他們的再生之父(戴克裡先)。他們之間沒有發生猜忌的權力之爭，團結合作表現出非常奇特的和諧景象，可以比擬為演奏一段協奏曲，完全依靠首席樂師高明的技巧，引導著整個樂曲流暢進行。

這重大措施並未立即付諸實施，等馬克西米安的聯合統治滿6年後，才正式推動執行，主要是在這期間不乏重大事件發生。為使讀者有明確概念，我首先要描繪戴克裡先政府的全盤輪廓，接著敘述他在統治期間的作為——按照的是事件發生的自然順序，而不是編年記事上令人困惑的日期先後。


 三、高盧和不列顛的動亂及平定始末(287—296A.D.)

馬克西米安第一件功績，雖然當時的史學家對此的記述只有寥寥數語，但是其性質非常獨特，值得在歷史上留下記錄。俗稱巴高達
[132]

 的高盧農民發生暴動，經他鎮壓後得以平定(287A.D.)。當時的狀況與14世紀英國和法國遭遇的情形大致相似。歐洲有不少約定俗成的規則淵源於凱爾特蠻族，封建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愷撒征服高盧時，這個人口眾多的民族通常分為3個階層，即教士、貴族和平民。最高階層的統治靠宗教，次一階層靠武力，第三也是最後階層的平民，在公共會議中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表決權。因此，平民在受到債務的壓迫，或是畏懼暴力的侵害時，很自然地會請求有力的首領給予保護，於是保護者對被保護者的個人或財產，就如同希臘和羅馬的主人對奴隸那樣，享有絕對的權利。
[133]

 因之，這個民族的大部分人民淪為奴隸，被迫長期為高盧的貴族奉獻勞力。他們不是受到鐐銬的囚禁，就是為嚴苛的法律所限制，終身不得離開貴族的田產。從伽利埃努斯在位到戴克裡先時代，高盧長期受到內憂外患的煎熬，農奴的境遇更為淒慘，在主子、蠻族、軍隊和稅吏的交相壓搾下，已到無以為生的地步。

這些農民由忍無可忍而至絕望之境，在暴怒之下拿起農具當作武器。群眾四處揭竿而起，農夫和牧人變成步卒和騎兵，舉火將荒涼的村莊和沒有防備的市鎮付之一炬，到處蹂躪不亞於凶狠的蠻族。他們本為維護人類的天賦權利而起義造反，但是所使用的手段極為殘酷。高盧貴族害怕報復，有人到堅固的城市尋求庇護，也有人遠離這片已成無政府狀況的野蠻區域。農民的統治根本毫無章法可言，兩位首領膽大妄為，愚昧無知到竟敢僭用皇帝的服飾。
[134]

 等羅馬軍團兼程趕到，他們的勢力登時煙消雲散。團結而有紀律的部隊擊潰烏合之眾，輕易贏得勝利，只要發現帶有武器的農夫，一律嚴懲重辦，已成驚弓之鳥的餘眾潛回故鄉。他們本來為爭自由而反抗，舉事失敗後，更難逃脫被奴役的命運。雖然有關的資料很少，但我們依然能夠從中發現一些這次戰爭的細節，之所以此次起義聲勢浩大，就是因為民眾的情緒在被激發以後，是如此堅強而一致。但是我們也不會相信，兩位首領伊利阿努斯和阿曼達斯都是基督徒﹔也不會說這次叛亂是為了爭取基督教提倡人性自由的仁慈原則而被挑起，就像在路德
[135]

 那個時代所發生的宗教戰爭一樣。雖然教會教誨我們人類有天賦的自由權利，但是一旦戰爭發生則絕不心慈手軟。

馬克西米安剛從暴動農民的手裡收復高盧，卻因卡勞西烏斯的叛亂而失去不列顛(287 A.D.)。自從普羅布斯當政，法蘭克人魯莽的海上行動獲得成功以後，他們那批膽大包天的同胞，就建構一支由輕型雙桅帆船組成的小型艦隊，不斷蹂躪鄰近海洋的幾個行省。
[136]

 帝國為了擊退這些不斷的零星入侵，需要整建一支海軍兵力，審慎而勇敢地進行各項相關措施。布倫正對著不列顛海峽，皇帝選擇此地配置羅馬艦隊，委派卡勞西烏斯負責指揮。他是一位出身寒微的梅納皮亞人
[137]

 ，對航海和駕駛有高明的技巧，作戰像士兵那樣勇敢。這位新上任的海軍將領的操守有問題，因為當日耳曼海盜離開港口，出海劫掠時，他不予理會讓他們通過，等他們回程再加以襲擊，然後將獲得的戰利品大部分據為己有。卡勞西烏斯積累的財富可以視為犯罪的證據。馬克西米安準備下令將他處死，但這位機警的梅納皮亞人早已防備皇帝會對他下手。他將錢財散給所指揮的艦隊以獲得擁戴，同時又對蠻族許以好處，離開布涅格港向不列顛進發，說服駐防的軍團和協防軍加入他的陣營，然後無所顧忌地使用奧古斯都的頭銜，穿上紫袍當起皇帝，公開反抗那位生氣的君主法律和武力的制裁。
[138]



當不列顛分裂出去後，帝國才感覺到它的重要性，失去它確實令人氣憤不已。羅馬人一直懷念那個面積廣大的島嶼，它在很多地方都有優良港口，氣候宜人，土地肥沃，能夠生產穀類和葡萄，貴重礦物產量豐富，茂密的草原有數不盡的牲口，森林裡到處都是野生動物和有毒的蛇類。當然，這些說法有的地方也言過其實。總而言之，他們對於失去不列顛數目龐大的稅收，心中感到極為懊惱。雖說他們也承認，像這樣一個行省，的確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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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列顛在卡勞西烏斯的治理下，有7年繁榮的局面，直到叛亂再起。這位不列顛的皇帝為了保護自己的領域，在邊疆抵禦北方的喀裡多尼亞人，從大陸招來大量技術人員給予協助。他鑄造各種不同的錢幣，可以看出他的品位和財富，有些錢幣現在還存在。他生長在法蘭克人的邊界，喜歡模仿他們的衣著和習慣，所以與這個孔武有力的民族建立友誼。他把最勇敢的青年招募到軍隊裡服役，為了回饋這些有用的盟友，就把軍事訓練和海上作戰有關的技術，全盤教給這些蠻族。卡勞西烏斯仍舊據有布涅格和鄰近地區，他的艦隊在海峽橫行無敵，控制塞恩河和萊茵河的河口，肆虐沿海各地，威名遠播越過赫拉克勒斯之柱。在他的指揮下，不列顛奠定海權國家應有的地位，後來能掌握海上霸權，絕非毫無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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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勞西烏斯帶走駐布涅格的艦隊，使羅馬沒有能力實施追擊和報復，等到花費很多時間和大量人力，建造新的艦隊下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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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隊又因不熟悉當地的天候和水文，被精練的叛軍打得潰不成軍。海戰失利後，雙方開始謀和(289 A.D.)，馬克西米安對卡勞西烏斯大無畏的精神感到無可奈何，與戴克裡先商定將不列顛的皇權讓出，承認叛徒卡勞西烏斯也享有帝位的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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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擢升兩位愷撒重新提振羅馬軍隊的鬥志，馬克西米安親自坐鎮防備萊茵河一線，將不列顛戰爭全部授權給英勇的副手君士坦提烏斯負責。他採取的第一步行動，是奪取布涅格這個重要基地，越過港口的通道修築巨大的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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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阻斷外來的援軍。城鎮經過堅強的抵抗之後終於投降(292 A.D.)，卡勞西烏斯的海軍實力有相當部分落到圍攻軍的手裡。君士坦提烏斯準備了3年時間，打造了一支適合的艦隊用來征服不列顛。他保護高盧的海岸，侵入法蘭克人的國土，使得篡奪者失去強大盟友的援助。

就在準備快要完成時，君士坦提烏斯接到僭主死亡的消息(294 A.D.)，認為是獲得勝利的預兆。就像卡勞西烏斯的謀叛一樣，屬下也比照辦理，結果他被首席大臣阿利克圖斯殺害。兇手繼承了他遺留的權力，連帶也遭遇即將面臨的危險。但是阿利克圖斯才能不足，對內無法完全掌握局勢，對外也不能擊退外敵。眼看大陸對岸到處都是部隊和船隻，內心焦急萬分。君士坦提烏斯非常謹慎地將兵力分為兩部，這樣可以分散敵人的防備和抵抗。海軍統領阿斯克勒庇德圖斯是戰功彪炳的軍官，負責指揮分遣艦隊，在塞恩河口完成集結後，隨即向敵人發起攻擊。在那個航海技術非常不完善的時代，難怪當時的演講人要對羅馬人的無畏勇氣讚不絕口，竟敢在暴風雨季節利用側風發航。

天候有利於這次遠征作戰，他們在濃霧的掩護下，避開阿利克圖斯派駐在懷特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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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以備迎戰的艦隊，在西部海岸某處安全登陸，等於是告訴不列顛人，他們就算有優勢的海軍力量，也無法保護自己的國土不受外敵的侵略。阿斯克勒庇德圖斯在部隊登岸後，立即將所有船隻付之一炬，宣稱遠征已有神明保佑，他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英雄行徑，更是讓後人產生無限的欽佩。篡奪者自己帶著部隊列陣於倫敦附近，準備迎戰君士坦提烏斯雷霆萬鈞的攻擊，因為君士坦提烏斯此時正親自率領布涅格的主力艦隊，即將到來。但是另外一支新到的敵軍已經開始登陸，急需阿利克圖斯親自到西邊來坐鎮，在這樣緊迫的形勢下，他不得不命令部隊長途行軍。他那一小股困惑而沮喪的部隊，遭遇到海軍統領的主力，接戰以後全軍覆沒，阿利克圖斯也隨著陣亡。如同往例，只需要一次會戰就能決定這個島嶼的命運。等到君士坦提烏斯在肯特登陸，發現全島都是歸順的臣民，一致對大軍發出歡呼的聲音。征服者確能秋毫無犯，使大家相信現況不會有任何變化。終於，分離10年以後，不列顛又重回了帝國的懷抱(296 A.D.)。


 四、戴克裡先綏靖阿非利加與埃及(296A.D.)

不列顛除了本土的敵人外一無所懼，只要總督保持忠誠之心，控制部隊的紀律，那些蘇格蘭和愛爾蘭裸體蠻子的入侵，對行省的安全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如何保持大陸的和平，也就是守備構成帝國邊界的主要河流，才是更困難也更重要的目標。

戴克裡先和副手開會商討之後，決定帝國的政策，目的是維護公眾的安寧，使用的手段一為激起蠻族之間的衝突與不和，一為加強羅馬邊界的防禦工事。在東方從埃及到波斯的邊界，將固定的營地排列成一條橫線，每個營地有適當數量的駐防部隊，派出軍官負責指揮，供應所需的各種武器和給養，並且在安條克、埃米薩和大馬士革設置新的軍械庫。皇帝對歐洲較凶狠的蠻族，也沒有掉以輕心。從萊茵河口一直到多瑙河口的古老營地、城鎮和碉堡，全部重新加以整修。在最容易被突破的地點，很有技巧地建構新的防禦工事。邊疆的守備部隊被要求嚴密加強警戒，運用各種可能的措施，使得漫長的防線更為堅固，成為無法飛越的天塹。這樣一道受到重視的障礙很少有人膽敢侵犯，蠻族只有轉過頭來自相殘殺，以發洩心中的怒氣。哥特人、汪達爾人、格庇德人、勃艮第人還有阿勒曼尼人，相互之間充滿仇恨和敵意，他們的實力就這樣消耗殆盡，不論征戰討伐的結果如何，受到擊滅的對象都是羅馬的敵人。戴克裡先的臣民很高興隔山觀虎鬥，大家感到慶幸，現在只有蠻族在打可悲的內戰。

縱使戴克裡先有良好的政策，在20年的統治期間，沿著數百英里的邊界，也不可能維持長久沒有外力干擾的安寧。只要蠻族停止內部的爭執，守備部隊的警戒稍有鬆弛，蠻族就會運用實力和技巧，在防線上打開一條通道。不論哪個行省受到侵犯，戴克裡先的神色絲毫不變。他不僅天生性格穩重，必要時也可裝出平靜的樣子，事態的發展嚴重到需要他插手時，才親自前往坐鎮指導，絕不將自己的部下和個人的聲名暴露在無謂的危險之下。他盡可能採用諸般手段來保證作戰的成功，且一定要以審慎為上策，只有在獲勝之後才會以炫耀的方式展現所獲得的成果。他把最困難的戰爭和最棘手的事件，交給對強打猛攻一無所懼的馬克西米安去處理。這位忠誠的戰士只要獲得勝利，就會很高興將功勞歸於恩主的明智見解和天賜運道。

等到認養兩位愷撒後，兩位皇帝就不需要親自上陣冒矢石之險，可以稍事休息讓養子服其勞，把多瑙河和萊茵河的防務交給他們來負責。伽勒裡烏斯的警覺性極高，從不會等到蠻族大軍入侵帝國疆域才將其擊潰。君士坦提烏斯作戰英勇又能主動積極出擊，從阿勒曼尼人狂暴的入侵中拯救了整個高盧。他在朗格勒和溫多尼薩的勝利，可看出他的行動要冒相當大的危險，才能獲得這成就。當他在一小支衛隊的隨護下，穿過這片開闊的國土時，突然遭到數量極具優勢的敵軍包圍，他邊戰邊退，朝朗格勒前進。但陷入驚慌的市民拒絕打開城門，只用繩索將受傷的君主吊上城牆。等他被困、陷入危險的消息傳出後，羅馬軍隊很快從各處趕來救援。在入夜前，有6000名阿勒曼尼人被殺，
[145]

 這樣的報復行動能恢復他喪失的榮譽。從這個值得紀念的時刻開始，之後還有幾次對薩爾馬提亞人和日耳曼人的勝利，可以從中看出這位愷撒的功績，但要做進一步的探索並沒有多大意義。

普羅布斯在完成征討以後的處理方式，戴克裡先和他的副手也加以傚法。捕獲的蠻族，除了判處死罪及發售為奴者外，剩餘人員都分散到省民當中，有些也被指派到特定的區域(在高盧，被分到亞眠、博韋、康佈雷、特裡夫、朗格勒和特魯瓦等指定地區)。這些地方的人口因戰爭的災難而大量減少，他們通常被安置為農夫和牧人，不可以從事武備的工作，除非因為權宜之需，才徵召到軍中服役。皇帝在蠻族懇求羅馬保護的前提下將土地所有權賜給他們，但是要像成為農奴那樣有一定的服役年限。當局批准一個屯墾計劃，為卡皮人、巴斯塔奈人和薩爾馬提亞人設置幾個殖民區，同時答應他們在某些方面，能夠保持民族原有的風俗習慣和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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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危險的縱容行為。省民對這種處理方式感到欣喜萬分，這些蠻族在不久以前還是恐懼的對象，現在卻耕種自己的田地，驅趕牛群到附近的市集，貢獻個人的力量為公眾謀福利。帝國的省民為此都向君王恭賀，但將蠻族安置於羅馬境內，雖然能夠大量增加臣民的數目和軍隊的兵源，但是他們忘記無禮侮慢來自非分的恩寵，鋌而走險出於高壓的統治，躲在暗中數量龐大的敵人已進入帝國的心臟地區。

當兩位愷撒在萊茵河和多瑙河的兩岸耀武揚威時，兩位皇帝則需要御駕親征前往羅馬世界的南部邊界。阿非利加從尼羅河直到阿特拉斯山脈，刀兵四起，5個摩爾人部族組成聯盟，離開遊牧的沙漠進犯一向平靜無事的行省。尤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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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迦太基以及阿希萊夫斯在亞歷山大裡亞，都擅自登上帝座成為僭主，甚至布倫米人也不甘寂寞，再度侵犯埃及地區。馬克西米安在阿非利加西部建立的功勳，很難瞭解有關的細節，但由事件的始末可以得知軍隊的進展很迅速，產生決定性的效果。他戰勝毛裡塔尼亞凶狠的蠻族，將他們趕過山區。就是這片難以通行的地方，使得此地居民有恃無恐，一點都不顧王法，把搶劫和暴力當成習以為常的生活。

戴克裡先在埃及的另一邊，派出大軍包圍亞歷山大裡亞(296 A.D.)，他令軍隊將輸水道切斷，使廣大城市的各區域無法得到尼羅河水源。他的營地戒備森嚴，希望通過圍城的方式使對方不戰而降，但最後受到被圍群眾的突擊，到頭來只有放棄這一計劃，不得不下令軍隊發起報復攻擊。在圍攻8個月後，亞歷山大裡亞毀於兵亂和大火，只有懇求征服者大發慈悲，但仍受到極為嚴厲的處置，數以千計的市民遭到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在埃及只有少數罪魁禍首逃脫死刑或流放的宣判。布西裡斯和科普托斯這兩個城市，下場比亞歷山大裡亞更悲慘，前者因古跡而聞名世界，後者作為印度貿易的門戶而極為富有，在戴克裡先嚴懲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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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軍隊的屠城之下，完全毀滅為一片焦土。

埃及民族的性格，毫無仁愛之心又極為懦弱怕事，但是從這些行為來看，卻能證明他們有暴虎馮河的勇氣，亞歷山大裡亞的動亂立即影響到羅馬本身的安寧和生計。自從菲爾穆斯的篡奪行為不斷引起叛變以後，上埃及行省一心要與蠻橫的埃塞俄比亞結盟。布倫米人散佈在梅羅伊島和紅海地區，人口的數量微不足道，習性並不諳戰事，使用的兵器不僅簡陋而且沒有多大殺傷力。像這樣的民族，古人看到他們其醜無比的外形，感到大吃一驚，甚至不把他們算成人類的一分子，現在他們見到天下大亂也要趁火打劫，竟敢將自己列為羅馬的敵人。這種盟友對埃及人並沒有多大價值，但是當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主要的戰爭上，他們的入侵給平靜的行省帶來很大的困擾。為了找一個適當的敵手來對付布倫米人，戴克裡先說服了納巴泰人。納巴泰人是努比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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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民族，戴克裡先要他們離開利比亞沙漠的古老居留地，把賽伊尼和尼羅河瀑布以上廣闊而荒蕪的地區，全部奉送給他們，但要他們保證尊重並保衛帝國的邊疆。這個條約被長久保存下來，每年的簽約典禮要在埃勒凡泰尼島舉行莊嚴的獻祭，無論是羅馬人還是蠻族，都向世界所有有形或無形的神明俯首禮拜，直到基督教建立，引進更嚴謹的宗教崇拜儀式為止。

戴克裡先在這段時間內懲罰了埃及人過去的罪行。他為了未來的安全和幸福，在以後的統治期間，強力執行很多明智而有遠見的規定。他曾頒布一封非常特別的詔書，不能被看成是猜忌的暴君為了懲治異己所採用的手段，而應該算是審慎而仁慈的行為，應受到舉世的讚揚。他要求持續不斷地檢查「所有古老的書籍，凡是與煉金術有關的作品，必須毫不留情地燒燬，擔心埃及人因此而變得富裕，激起他們反抗帝國的信心」。如果戴克裡先真正相信這門技術很有價值，那他又何必非要摧毀，自己加以利用來解決稅收的問題，豈不是可以獲得更大的好處？所以更可能的原因，是他瞭解到這門學問看起來很唬人，事實上完全是愚蠢的行為。他切望自己的臣民能有理性，不要浪費錢財做這種有害的行業。這些古老的書籍借用畢達哥拉斯、所羅門和赫爾密斯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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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是當代的高手用來騙人的勾當。希臘人對煉金術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根本不加理會。普林尼雖然長篇大論提到這門技術，但卻著眼於它的起源和人類對它的誤解，很少談到金屬的質變。所以從煉金術發展的歷史來看，戴克裡先的查禁是官方首次採取的行動。後來，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將這門偽科學散播到全世界，因為它能夠投合人類貪婪的心理。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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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和在歐洲一樣，引起熱烈的研究並曾經風靡一時。在黑暗的中世紀，每一種不可思議的奇聞異事都受到大眾的歡迎，所以人們把煉金術當成一門正式的學問，像過去那樣寄以厚望，希望能藉以發財，這種想法使有些人將之當成行騙的工具。哲學基於經驗終於放棄對煉金術的研究，到了近代，不管再怎麼財迷心竅，也會運用經商和實業這些比較具體的辦法來致富。


 五、伽勒裡烏斯指揮波斯戰爭的光榮結局(286—297A.D.)

平定埃及後接著就是波斯戰爭。戴克裡先統治期間最重大的工作，就是要制服此強大民族，迫使阿爾塔薩西斯的後裔承認羅馬帝國的無上權威。

前面提到瓦萊裡安在位時，波斯人不守信義，以武力征服亞美尼亞，而且先用暗殺的手段害死科斯羅伊斯。他的兒子提裡達特斯在襁褓中繼承王位，後來被老王忠貞的友人救走，在羅馬皇帝的保護下接受教育。提裡達特斯從放逐中獲得寶貴的經驗，那就是他早年所受的苦難、對人性的瞭解以及接受羅馬的紀律和訓練，他要是坐在亞美尼亞的王座上，絕不可能得到這麼多收穫。他在年輕時就以英勇的行為聞名遐邇，在各種軍事訓練上，不僅體力就連技巧也無人能及，甚至在奧林匹克競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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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體育的競賽中也能獨佔鰲頭，他更高貴的特性是盡力保護了恩主李錫尼(28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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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布斯死後發生叛亂，李錫尼已是大難臨頭，暴怒的士兵要強行進入他的帳篷，只有亞美尼亞的國君獨自拿著武器在外面阻擋，而且後來又幫助他復職。

李錫尼不論在哪個職位，都被伽勒裡烏斯視為好友和得力的助手，也受到戴克裡先的賞識和重視。等伽勒裡烏斯稱帝后，不久就擢升他到奧古斯都的位階。提裡達特斯在戴克裡先統治的第三年，被封為亞美尼亞的國王(288 A.D.)。這並非完全基於利害關係，也是公正的處置。羅馬不僅可以從波斯王國的篡奪行為中，掌握一個至關重要的地區，同時，羅馬自尼祿當政起，對於阿薩息斯王朝最年輕的旁支，就答應給予保護。

當提裡達特斯到達亞美尼亞的邊界，立即受到熱烈的歡迎和忠誠的擁戴。26年來，這個國家在外來的桎梏中經歷無窮無盡的苦難。想當年波斯王國完成征討工作，用宏大的建築物來裝飾勝利，不僅浪費人民的血汗錢，這些建築物更是奴役的標誌，這種行為受到大眾的憎惡。征服者因為害怕發生起義行動，所以採取最嚴酷的防範措施，由於遭到公眾的抗拒，更要加強高壓統治，征服者深知自己已經激起全國人民的痛恨，並且毫無排解的餘地。前面提到祆教的信仰帶有絕不寬容的精神，亞美尼亞那些已被奉為神明的歷代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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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雕像以及日神和月神的神聖畫像，都被狂熱的征服者肆意破壞。波斯人在巴加萬山的山頂上興建祭壇，為阿胡拉點燃永不熄滅的熊熊聖火。當一個民族受到這麼多的傷害，為了獨立自主、宗教信仰和繼承權利，不惜揭竿而起是很自然的事。起義的狂流衝垮所有阻礙，波斯守備部隊在動亂開始前已經撤離。

亞美尼亞的貴族投奔到提裡達特斯的旗幟下，紛紛訴說往日的功勞，要求獻身於未來的建國大業。同時他們對於在外國政權的統治下，拒絕為敵人服務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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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請求國王給予表揚和賞賜。提裡達特斯要阿爾塔瓦斯德斯負責指揮軍隊，幼年時候這個人的父親救過他的命，家人也因此一義行而受到屠殺，所以又將一個行省交給阿爾塔瓦斯德斯的兄弟來治理。他同時將軍事最高職位授給奧塔斯總督，這位貴族個性剛毅忠誠而且正直不阿，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國王，並呈獻給國王很大一筆錢財。

這些珍貴的物品存放在一座很僻遠的堡壘裡，奧塔斯很謹慎地保管它們不讓敵人染指。在這些亞美尼亞的貴族之中，有一位非常有錢的盟友，但過去並不為人所知。他的名字叫孟哥，祖先是西徐亞人，所以有一大群牧民奉他為主，多年來營地都設置在中國皇帝管轄的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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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勢力在那時已遠達粟特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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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他們招惹了地方大員的不滿，孟哥帶領他的人退到阿姆河岸，懇求沙普爾的保護。中國皇帝根據主權，要求歸還這群逃犯，而波斯國王則以不能出賣受庇之人，此舉有違待客之道加以辯護。但是為了避免發生戰爭，他答應將孟哥逐趕到西部最遙遠的地方，說是這種懲罰就跟處死他一樣可怕。於是波斯國王選擇亞美尼亞當作孟哥的流放地，劃出一大片區域給西徐亞牧民，讓他們在那裡養育牲口和馬匹，按季節的轉移開設營地逐水草而居。現在他們受到徵召要擊退提裡達特斯的進犯，但是他們的頭目衡量當前的狀況，考慮自己應盡的義務和可能的後果以後，決定不參加波斯人的陣營。亞美尼亞國君對孟哥過去的事跡和勢力都很清楚，對他非常尊重，讓他參與機密的事項。獲得這樣一個勇敢而忠誠的部下，對復國大業大有幫助。

積極進取的提裡達特斯那時真是無往不利，非但將仇敵逐出亞美尼亞全境，且為了報復，率軍侵入亞述的心臟地區。歷史學家為使提裡達特斯的名聲不致湮沒，帶著一腔民族熱忱，讚頌他神勇的表現。在東方具有浪漫色彩的傳奇中，描繪出巨人和大象都被他神力驚人的手臂所制服的場景。其他的資料顯示當時波斯王國陷入極端的混亂狀況，所以亞美尼亞國王才獲得漁人之利。波斯薩珊王朝野心勃勃的兄弟相互爭奪王位，霍爾木茲這一派費盡心機卻沒有成功，所以要借重居住在裡海附近蠻族
[158]

 的危險助力。可能是某方獲勝也可能經過協商，內戰很快結束，納爾塞斯受到一致承認，成為波斯國王，然後運用全力來對付外敵。雙方實力太過懸殊，蓋世英雄提裡達特斯也無法挽回劣勢，第二次被趕下亞美尼亞的王位，再度前往羅馬皇帝的宮廷尋求庇護。納爾塞斯立即在背叛的行省重建權威，大聲抗議羅馬對叛徒和逋臣給予保護，誓言要征服整個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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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無論是出於政策或榮譽的立場，都不可能放棄亞美尼亞國王，他決定派遣帝國的軍隊參加波斯戰爭(296 A.D.)。戴克裡先以一貫穩健的態度，先在安條克建立堅固的基地，加強軍事行動的各項準備工作。他把指揮軍團的責任托付給所向無敵的伽勒裡烏斯。為此，特地將他由多瑙河防區調到幼發拉底河戰線。雙方的軍隊很快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相遇，打了兩場難分勝負的會戰，但在第三次會戰後，產生決定性的結局，羅馬軍隊大敗。這是伽勒裡烏斯輕敵急進所致，他帶著一支兵力不足的部隊，攻擊數量龐大的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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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地理環境的因素也是他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像克拉蘇的死亡和10個軍團慘遭殺戮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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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勒裡烏斯就在同一地點被擊潰。這片平原有60英里長，從多山的卡雷延伸到幼發拉底河，是荒涼不毛而表面平坦的沙漠，見不到一個山丘和一棵樹木，也沒有任何可飲用的水源。堅持到底的羅馬步兵因炎熱和口渴而戰力衰竭，他們知道保持陣式也沒有勝利的希望，但是只要隊伍沒有被擊破，就不會立即遭到危險。在這種狀況下，他們逐漸被優勢的兵力所包圍，受到快速的機動部隊襲擊，為蠻族騎兵的箭雨所殲滅。

亞美尼亞國王在會戰中表現得很英勇，卻是以團體的災難換取個人的聲譽。他被追擊至幼發拉底河畔，這時坐騎已經受傷，看來已經無法逃脫勝利在望的敵軍的追捕。在這個生死關頭，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馬縱身溪流之中，身上的甲冑很重，河水又深不見底，這裡的寬度將近半英里，全靠著他的體力和技巧才安全抵達對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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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雖然不知道他當時逃脫的狀況，但是他根本不顧羅馬將領的死活。等他回到安條克，戴克裡先不把他當成講道義的朋友和同僚，而是把他當成一個吃了敗仗的君主，感到氣憤不已。於是這位高傲的人穿著紫袍，滿面羞愧和認錯的表情，在皇帝座車後面徒步走了一英里，把可恥的行為展現在整個宮廷前面。

戴克裡先對戰敗感到憤怒，為表示至高無上的權力，在愷撒再三乞求後才稍做讓步，同意他繼續指揮作戰，用來恢復自己和羅馬軍隊的榮譽。第一次遠征大部分都是戰力較弱的亞洲部隊，為了改進缺失，抽調身經百戰的老兵軍團，以及從伊利裡亞徵召的新兵，組成第二支大軍﹔再加上相當數量的哥特協防軍，這些蠻族的供應由皇家支付經費。伽勒裡烏斯選出精兵2.5萬人擔任前鋒，再度越過幼發拉底河(297 A.D.)。這次沒有讓軍團暴露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開闊平原上，而是通過亞美尼亞山地，不僅可獲得居民協助，而且這片國土適合步兵作戰，崎嶇的地形不利於騎兵的機動。

羅馬人身處逆境更重視紀律，蠻族因勝利而感到興奮，產生玩忽和鬆懈的心理，這時就可看出兩者的差別。伽勒裡烏斯為了隱匿自己的企圖，達成攻敵不備的效果，只帶了兩位騎士隨護，親自秘密偵察敵軍營地的位置和狀況。這次奇襲作戰在夜間發起，給波斯大軍帶來毀滅性的打擊。色諾芬曾寫道：「他們的馬匹都已事先繫好，馬腳用木枷拴住，防止到處亂跑。如果發生緊急狀況，波斯人先要將馬飾整理好，裝上馬勒和韁繩，披上鎧甲以後，才能騎上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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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狀況下，伽勒裡烏斯猛烈的攻擊將混亂和災難擴展到整個蠻族營地，在可怕的大屠殺中只遭到輕微的抵抗。受傷的國王(納爾塞斯親自指揮這支大軍)趁著局勢大亂，逃向米底的沙漠。他那豪華的中軍御帳以及手下高官的帳幕，全部成為征服者豐碩的戰利品。只要提一段插曲，就可知道軍團的將士純樸而善戰，對於奢華的生活方式竟一無所知。有一個修飾很華麗的皮袋裡裝滿珍珠，落在一個小兵的手裡，他很小心地將袋子收起，卻認為裡面的東西根本不值錢而全部丟掉。

納爾塞斯的損失極為慘重，隨軍前來的幾個妻妾、姐妹和小孩都成為俘虜。雖然伽勒裡烏斯的性格並不像亞歷山大，但在勝利以後，倒是拿這位馬其頓偉人對待大流士家屬的友善行為當作榜樣。納爾塞斯的妻妾和兒女受到保護，免於被強暴和傷害，她們被送往安全的地點，受到非常尊重和仁慈的對待。這是個寬大為懷的敵人對於老幼婦孺和皇室人員都表達了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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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羅馬與波斯簽訂和平條約(297A.D.)

帝國的東部正在焦急等待這場大戰的結局。戴克裡先在敘利亞繼續集結軍隊，展示羅馬霸權無遠弗屆的威力，同時能夠應付戰爭發生的各種狀況。等到勝利的信息傳來，他親身前往帝國邊界，慰勉壯志已酬的伽勒裡烏斯，商討後續作戰相關事項。兩位君主在尼西比斯見面，雙方都盡到最尊重的禮數。接著伽勒裡烏斯立即安排波斯使者覲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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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爾塞斯的戰力和鬥志在慘敗以後無法恢復，認為只有謀求和平才能阻止羅馬大軍前進。阿法班是他最賞識的家臣，也是他的心腹，奉命前往談判和平條約，被授權在必要時接受羅馬皇帝所提出的條件。阿法班在會議開始時，代表他的主子感謝羅馬仁慈對待他主子的家人，請求能讓這些地位高貴的俘虜得到自由。他認為向英勇的伽勒裡烏斯祝賀，並不會損及納爾塞斯的名聲，承認愷撒戰勝國王也不丟臉，因為這位國王在他的國家已經贏得很多勝利。雖然波斯事業是正義的，但阿法班還是承認了羅馬目前所佔據的優勢，聲稱無論皇帝做出什麼決定，他們都會接受。他們並不在意命運一時的枯榮，要知道物盛則衰，剝極必復。阿法班用典型的東方式比喻來總結他的談話，說羅馬和波斯是世界的一雙眼睛，不管弄瞎哪只眼都是無可挽回的悲劇。

伽勒裡烏斯氣憤填膺，激動地說道：

波斯人也會說出聽命運「安排」的話，還很平靜地教訓我們要懂得謙和的美德，真是太好了!讓我們回想一下，你們是怎樣用「謙和」的方式對待不幸的瓦萊裡安。你們使用詭計打敗他，用毫無尊榮的手段對待他，把他當作俘虜盡情羞辱一直監禁到死為止，他的遺體公開示眾遭到永無止境的糟蹋。

不過，伽勒裡烏斯還是使聲調緩和下來，暗示使者羅馬人不會踐踏無力反抗的對手。在這種狀況下，他們要做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尊嚴，波斯人不能再提他們的豐功偉業。他在辭退阿法班時，還是給了使者一線希望，納爾塞斯很快會得到通知，基於皇帝的寬厚仁慈，他將獲得長久的和平，以及歸還他的妻妾和兒女。在這次會議中，我們發現伽勒裡烏斯雖然流露出凶狠的性格，但還是尊重戴克裡先明智而權威的指導。伽勒裡烏斯具有雄心壯志，想掌握戰機征服東方，最後目的是使波斯成為帝國的一個行省。但是戴克裡先極為謹慎，堅持要遵循奧古斯都和安東尼的穩健政策，一定要抓住最適當的時機來結束長期的戰爭，獲得光榮而有利的和平。

為了履行他們所答應的諾言，戴克裡先隨後立即指派他的秘書西科裡烏斯·普羅布斯前往波斯宮廷，告知他們最後的決定。他身為和平使者雖然受到了熱烈的款待和友善的安排，但波斯國王卻以長途的行程之後需要休息為借口，一天天拖延普羅布斯覲見的時間。他對於國王這種遲緩的行動只有耐心等待，最後終於得到許可在米底的阿斯普魯達斯河邊覲見。納爾塞斯的延遲是基於不願為人所知的動機，那就是要集結更多的部隊。雖然他對和平很熱衷，但有實力在手，會使他在協商時說話更有份量和權威。

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中，國王只有3位人員在旁協助，那就是阿法班大臣、衛隊統領和負責亞美尼亞邊區的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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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者提出的第一個條件，目前看來並不明智。尼西比斯這個城市位於兩個帝國之間，是為了雙方的貿易而建立的。有關這點不難瞭解羅馬皇帝的意圖，是希望對通商加上一些限制條件，好改進他們的稅收狀況。但是波斯認為尼西比斯位於羅馬的領土上，不論是輸出或輸入都可以自行做主，要對其加上一些限制條件，這應該算是羅馬的國內法，不能訂在國外條約之中。羅馬方面為了使得貿易能夠帶來更大的效益，有些規定需要波斯國王這邊推動，可能對波斯的利益和主權都有損害，所以納爾塞斯表示萬難同意，但是所有的條件只有這一點發生問題，羅馬這邊也就不再堅持。皇帝要麼讓貿易以自然的方式流通，如果想對其加以限制，只有依靠自己的權威來建立。

等到這方面的困難解決，神聖的和平得到兩國的同意和批准，和約的條件給羅馬帶來榮譽，也滿足波斯的需要。值得特別注意之處是，羅馬歷史上很少有這類性質的記錄，因為戰爭的結局大多數是絕對的征服，或是對蠻族的戰爭，很少用到文字。和約的要點為：

其一，以阿博拉斯河，或者是色諾芬所稱的阿拉克西斯河，作為兩國固定的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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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河發源於底格里斯河附近，在尼西比斯下方數英里處，與一條名叫邁多里烏斯的小溪匯合，然後流過辛格拉城牆下方，在切爾奇西烏姆附近流入幼發拉底河。戴克裡先非常注意切爾奇西烏姆這個邊疆城市，在那修建了特別堅固的防禦工事。美索不達米亞是很多次戰爭的目標，現在割讓給帝國，波斯依據條約對這個廣大的行省放棄所有的權利。

其二，波斯將越過底格里斯河的5個行省讓給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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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行省的形勢可以構成很有效的阻礙，在加強生產和軍事技術之後，實力大幅提升。底格里斯河北邊的4個行省是印提林尼、扎迪尼西、阿扎尼尼和摩索伊尼，這個區域少為人知而且面積不大。但是帝國在底格里斯河的東岸，獲得卡圖伊尼這個廣大而多山的地區，是卡杜克奇亞人古老的根據地，多少世代以來在亞洲專制王國的腹地，保持獨立自主的狀態。曾有一萬名希臘人忍受痛苦的行軍，以且戰且走的方式用7天的時間穿過這片國土，他們的領袖所敘述的撤退是前無古人的行動，認為卡杜克奇亞人的箭雨，比波斯國王的權勢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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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後裔現在稱為庫爾德人，用的姓氏和生活方式跟過去相比沒有多大改變，只在名義上承認土耳其蘇丹是其君主。

其三，這第三條其實不提都可以，羅馬的忠實盟友提裡達特斯，重新登上他父親所遺留的王位，承認並保障羅馬皇帝的最高權力。亞美尼亞的國界延伸至米底境內辛薩的堡壘，這些增加的領土，並不全是基於正義原則所採取的慷慨行動。前面提到越過底格里斯河的4個行省，就是帕提亞人過去從亞美尼亞的疆域中分割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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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羅馬獲得這些行省的主權以後，將阿特洛帕提尼這個廣大而肥沃的地區讓給盟國作為適當的補償。此地的主要城市就是現代的陶裡斯所處的位置，經常有幸成為提裡達特斯的居住地，有時也會被稱為埃克巴塔納，在建築物和城堡工事方面，它模仿的是米底人光耀奪目的都城。

其四，伊比利亞這片國土是不毛之地，當地的居民粗魯而且野蠻，但是他們習慣於使用各種武器，與帝國的蠻族有所區別，且更為凶狠和難以征服。他們把高加索山脈狹窄的隘道控制在手裡，薩爾馬提亞人是否能夠通過，完全要看他們的臉色，經過他們允許後，薩爾馬提亞人才能向南搶劫富庶的地區。波斯人把伊比利亞國王的繼承提名權讓給羅馬皇帝，有利於羅馬人鞏固在亞洲地區的權力。東方因此享受到40年長久的寧靜，提裡達特斯在世時，兩個敵對王國都能嚴格遵守協定。等到下個世代繼位以後，基於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激起萬丈雄心，納爾塞斯的孫子為了對抗君士坦丁家族的君王，發起長久而持續的戰爭。


 七、羅馬的地位與元老院權力的日趨衰落(303A.D.)

接連繼承大寶的伊利裡亞農夫，將處於狀況極度惡劣的帝國，從僭主和蠻族手裡拯救出來，完成艱辛困苦的工作。戴克裡先進入統治的第20個年頭，舉行了羅馬凱旋式，用這種方式來慶祝值得紀念的節日，馬克西米安是擁有同等權力的共治者，陪伴著他共享殊榮。兩位愷撒也曾征戰各地建立勳業，但是根據嚴格的古老規定，這分績效要歸功於身為父親的皇帝對他們的指導和教誨。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的凱旋式(公元303年11月20日)，比起當年奧勒良和普羅布斯，在規模和華麗程度上或許有所不及，但是在另外幾方面卻享有更高的名聲和氣魄。阿非利加、不列顛、萊茵河、多瑙河和尼羅河這幾處邊疆，都送來各自的戰利品。最突出的裝飾品帶有非常獨特的性質，那就是在獲勝的波斯戰爭中征服的重要地區的模型。士兵們抬著代表著河流、山脈和行省的模型，走在皇帝的前面。波斯國王被俘的幾位妻妾、姐妹和兒女的畫像，構成一番滿足人民虛榮心的場面。然而在後代子孫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一點卻不怎麼光彩，那就是這是羅馬城最後一次凱旋式，從此皇帝再也沒有征服異域，羅馬再也不是帝國首都。

羅馬在台伯河選定的地點奠基以後，此地由於古代各種典禮儀式和不可思議的奇跡，成為一個神聖的場所。神祇的存在和英雄的往事，使得整個城市的每一部分都顯得生氣勃勃，而這個世界帝國也早已被奉獻給了卡皮托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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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生土長的羅馬人，感受到這份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它來自他們的祖先，在他們最早期的生活習慣中得到發展，並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政治方面相關措施的有效保護。政府的形式和所在的位置密切結合，公認兩者缺一不可。但是首都的統治權力，卻隨著征服區域的擴大而逐漸萎縮。行省的地位即將提升到同樣水平，被征服民族獲得羅馬人的名分和權益，卻沒有接受羅馬人的文化和偏好。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古代制度的殘餘和風俗習慣發揮了它們的影響作用，保住了羅馬最後的尊嚴。無論是出生在阿非利加還是伊利裡亞的皇帝，都尊重這個接納他們的國家，願意將羅馬當成運用最高權力的法源基礎，統治廣大疆域的政治中樞。

戰爭的緊急狀況使得君王長駐前方，但是，只有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這兩位皇帝，最早開始在和平時期也定居在行省的城市。這種做法無論出於何種私人的動機，就政策的考慮都很正確。位於西部的皇帝，大部分時間把宮廷安置在米蘭，這個地點位於阿爾卑斯山的下方，為了伺察日耳曼蠻族的動靜，顯然要比羅馬更為方便。米蘭很快顯現出皇城的氣勢，據說這裡的房舍數量很多而且建築優美，人民的言行舉止不僅謙恭有禮而且風度翩翩。主要公共設施是一個競技場、一所劇院，還有鑄幣廠和皇宮，以及以建造人馬克西米安為名的浴場。柱廊裡裝飾著各種雕像，還建有兩道城牆成為雙層防衛，更增加這座新都城在外表上的美觀，與鄰近的羅馬比較並不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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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裡先運用個人的閒暇時間加上東部的富庶和資財，大力整建位於歐亞交界處的尼科米底亞，此地離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的距離概約相等，要與羅馬的宏偉和尊嚴相抗衡。由於君王的倡導和民眾踴躍出資，尼科米底亞在不到數年間，就實現了非數代工夫不能達成之宏偉壯麗，在面積和人口上，是僅次於羅馬、亞歷山大裡亞和安條克的重要城市。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一生戎馬倥傯，大部分時光是在軍營和長途行軍中度過，每當公餘閒暇，都會回到位於尼科米底亞和米蘭的居所，過著安逸的生活。戴克裡先統治屆滿20年，曾到羅馬參加凱旋式，以前是否到過帝國的京城頗成問題，即使在那次盛大的典禮中，他停留的時間也未超過兩個月。他本來應邀到元老院致詞，接受執政官的徽章，由於厭惡都城人民的放縱無禮，突然提早13天離開羅馬。

戴克裡先對羅馬及首都人士的縱情放蕩表示不悅，並非一時的率性而為，乃是一種政治手腕的運用。這位高瞻遠矚的皇帝早已計劃一套新的帝國政治體系，後來由君士坦丁王朝實施完成。元老院把老朽的體制視為神聖，還要恭謹地加以保存，戴克裡先決心剝奪他們僅剩的權勢和尊榮。戴克裡先登基前八年，羅馬元老院擁有為時短暫的崇高地位和偉大抱負，趁著這股興奮的潮流，許多貴族得意忘形地表現重建共和的熱忱。曾幾何時，事過境遷，當普羅布斯的繼承人撤銷對共和派人士的支持，元老院掩蓋不住無可奈何的憤慨。馬克西米安統治意大利，負責剷除麻煩多過危險的風氣，這個任務最適合他那殘暴的性格。對元老院最有聲望的成員，過去戴克裡先對他們裝出很尊重的樣子，現在被他的共治者以莫須有的證據，指控犯下秘密謀反的罪行。持有一座上好的莊園或是一片耕種的田地，都被當成犯罪的物證。禁衛軍在過去對羅馬盡力壓制，現在反而是多方保護，因為這些倨傲不遜的部隊，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權力即將日薄西山，自然想與元老院的勢力結合起來。但是戴克裡先採取步步為營的做法，在不知不覺中減少禁衛軍的員額，取消他們所具有的特權，職位也由伊利裡亞兩個忠誠的軍團取代，分別命名為「約維烏斯軍團」和「海克力烏斯軍團」，指定擔任皇帝的警衛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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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對元老院致命而難以發覺的傷害，其實是他們從不出席元老院會議的必然後果。只要皇帝居住在羅馬，議會雖然受到壓制，但是所具有的實力不容忽視。奧古斯都以後所有的皇帝，有權隨心所欲制定法律，最後還是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古代公民權的模式便保存在法律的審查和頒行之中。賢明的君王為了尊重民意，對於共和國的行政官員和執政官，在言行方面採取優容的態度。君王的威嚴盡可以在軍隊和行省顯現，等到他們居住的位置離首都更遠，就可把奧古斯都對繼承人的告誡置之度外，也就不再用偽裝來掩飾自己的行動。在行使法庭審判和施政作為的權力時，只要與大臣商量一下，無須像過去那樣要咨詢元老院的意見。當然，一直到帝國的末葉，提到元老院時仍能保持相當敬意，議員受到恭維感到沾沾自喜。多少年來元老院一直就是權柄的根源，又是運用權勢的工具，如今終於遭到敬而遠之的待遇，落得無疾而終的下場。既然已經與帝國宮廷和權力機構失去任何聯繫，就只會被視為卡皮托山上一個可敬而無用的古跡。


 八、戴克裡先提高君權的具體做法(303A.D.)

羅馬君王只要看不到元老院和古老的都城，很容易忘記他們擁有的法定權力的來源和屬性。像是執政官、前執政官、監察官和護民官等，基本上就是民選的官職，結合起來構成整體的權力，人民也通過這些職稱看出共和國的由來。現在這些平民化的頭銜棄而不用，如果還要用「統帥」和「大將軍」等稱呼，來表明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就要將這個名詞賦予更新穎和更莊嚴的釋義，不再是指羅馬軍隊裡的將領，而是主宰羅馬世界的皇帝。「皇帝」一詞原來含有軍事性質，演變成為使人卑躬隸屬的意義。「主上」或「主子」這個稱呼，最早所表示的隸屬關係，並不是指臣民對國君或是士兵對長官，而是自己的家養奴隸對操有絕對權力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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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令人厭惡的含意，難怪早期幾位愷撒視為蛇蠍棄而不用。等到時日已久，後來的君王對這個稱呼的抗拒緩和下來，聽起來也不令人討厭。到了最後，像「我主」和「皇帝」這些用語不但成為阿諛的口頭禪，也漸漸用在法律的條款和紀念物的銘文中。

這一類崇高的稱呼已足以滿足最極端的虛榮心。而要是戴克裡先的繼承人還拒絕國王的稱號，那倒不是真正的謙虛，只是感到有點難為情罷了。只要是使用拉丁語的地方(這是整個帝國的官方用語)，羅馬皇帝的頭銜，比起無數蠻族酋長自稱國王，可要尊貴得多。過去羅馬的國王源於羅慕路斯，或是來自塔昆文地方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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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問題在東部的感受跟西部大不相同，在早期，亞洲的統治者習慣使用希臘語的頭銜巴塞勒斯或國王，代表的意義是眾人中最顯赫者，而它立刻就為東部奴化很深的省民所引用，很謙恭地用它稱呼羅馬的君王。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甚至自認具有神明的屬性，至少已僭用神明的稱號，並且傳給他們的繼承人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不過這種過甚其詞的恭維，由於並不代表特定的含義，也就談不上褻瀆神明的意思，只要習以為常，即使奉承過度得讓人肉麻的用語，聽起來也不過是含混表示敬意而已。

從奧古斯都時代到戴克裡先，羅馬皇帝會不拘形式地與市民交談，這時市民為了表示敬重，所使用的禮節，與對元老院議員以及官吏沒有多大差別。皇帝唯一特殊之處在於穿著紫色的長袍或軍服，元老院議員的長袍用寬的綬帶或袍邊，騎士階級比較窄，這些綬帶和袍邊都是尊貴的紫色。戴克裡先出於自大的心理，或者是基於政策的考慮，這位手腕高明的君王把波斯宮廷的氣派引用過來。他戴上皇帝的冠冕，並用這種服飾代表皇權，羅馬人看到因而產生反感。卡利古拉戴上後，被人視為無可救藥的瘋狂行為，其實那不過是在白色的帶子上面綴以珍珠再綁在頭上而已。戴克裡先和以後的皇帝全都穿著絲和金線織成的長袍，更讓人氣憤的是他們連鞋面上也鑲上貴重的寶石。由於手續和儀式的增加，使得晉見皇帝極為困難。宮中各處通道全部派家臣嚴密把守，內部的寢宮由機警的閹人巡視，因而宦官的人數和權勢日益增大，這是專制政體不可避免的現象。要是臣民終於可以面睹天顏，那麼不論官職大小都應俯伏在地，仿照東方規矩口呼主上並頂禮膜拜。戴克裡先是個非常理性的人，一生中對他自己以至整個人類，都有正確的評估和衡量，所以很難想像，他採用波斯的禮儀來取代羅馬的成規，僅為了滿足虛榮心而已。事實上，他自以為擺出高貴的氣勢就可杜絕一般人的非分之想。使公眾難以見到君王，就可減少接觸人民和士兵的機會，不會受到粗暴行為的傷害﹔而長期讓人聽命膜拜的習慣，在不知不覺中增加了人們崇敬的心理。戴克裡先就像奧古斯都假裝謙卑一樣，一直在演戲作秀。但我們必須承認，這兩台喜劇表演，還是後者比前者高明，看起來奧古斯都也更有人情味。皇帝對羅馬世界擁有無限的權力，奧古斯都的目的是要盡量遮蓋掩飾，戴克裡先是要全力展現，唯恐不被人知。


 九、戴克裡先新體制的主要內涵(303A.D.)

戴克裡先建立新體制的第一條原則是炫耀宮廷，第二條原則是政府分治。他將帝國、行省及軍事和民政機構，再劃分為若干區域或部門。政府的單位加多，行政效率必然減低，但職責功能更為明確。不論改革的利弊如何，都應由創始者負主要責任，但新政的成效將由繼任者逐漸改善始能獲得，未臻成熟及完備的階段，不宜事先評論得失。因此，真正新帝國的準確形象，要等君士坦丁統治時才能知道。目前只能就戴克裡先親自規劃的藍圖，來描述最重要的輪廓。他找到3個共治者和他一起行使帝權，主要是他深信，一個人的能力不足以應付國家防衛的需要。因此，他不認為四帝分治是臨時權宜之計，反認為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按照他的構想，兩個年長的皇帝應頭戴冠冕，使用奧古斯都的頭銜以示尊貴，各自選擇一位副手及繼承人，給他們愷撒的名號。這兩位愷撒在升到最高統治者位置時，再各選一位繼承人接任愷撒，這樣可以毫無間斷地補充新一代的皇帝。帝國劃分為4個部分，東部和意大利是重要地區，多瑙河和萊茵河是動亂地區，前者需要奧古斯都親自坐鎮，後者交由愷撒前往治理。軍團的力量掌握在4個齊心協力的君王手裡，任何人想要連續擊敗4個強大的對手，幾乎沒有成功的希望，這會使野心勃勃的將領望而卻步。在政府的行政方面，兩位皇帝以統一的權力管轄整個帝國，法令在會議裡核定，經由兩位皇帝的聯名簽署，頒布後各行省要遵照辦理。縱使有這樣多的預防措施，羅馬世界的政治聯合還是逐漸解體，分裂的作用愈來愈嚴重，以致在短短幾年之內，竟會出現永久分離的東羅馬和西羅馬兩個帝國。

戴克裡先的體系還有一個很重大的缺失，就是政府機構的擴大以致支出增加，結果是加重稅賦，人民的生計更加艱難。當年奧古斯都和圖拉真的家庭，非常簡單地由奴隸和自由奴構成，一樣有崇高的地位，他們也感到非常滿足。但現在完全改觀，帝國在不同的地方建立4個規模宏大的朝廷，這樣多的羅馬國君在追求虛榮，一味講究廷儀的排場和生活的奢侈，要與波斯國王一比高下。眾多的大臣、高級官員、一般官吏和各種奴僕，充滿政府的各級單位，與過去相比，人數成倍增加。當時就有人說道：「當徵收的比例超過負擔的能力時，行省便會感受到稅賦的沉重壓力。」從這時起到帝國滅亡為止，隨時可聽到哀鳴和怨恨的聲音。每位作家依據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當時處境，分別挑選戴克裡先、君士坦丁、瓦倫斯和狄奧多西作為詛咒謾罵的對象，但是他們對沉重賦稅的深惡痛絕卻完全一致，特別是過重的土地稅和丁稅，是那個時代無法忍受的苦難。有位公正的歷史學家從這些論點中找出真相，賦稅加重的責任在於皇帝，雖然不是個人的惡行所致，但行政機構的浮濫卻難辭其咎。戴克裡先是新制度的創始人，但在他統治期間，這個日趨嚴重的過失，還局限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他之所以受到指責是因為開創了帶來禍害的先例，而不是實際對人民的壓搾。還有一點要知道，他在國家歲入和支用方面一直本著節約的原則，何況在支付正常經費開支後，皇帝的金庫裡還有足夠的儲備金，可以供應合理的賞賜和國家緊急需要之用。


 十、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的禪退(304—305A.D.)

戴克裡先在他統治的第21個年頭，終於實踐了禪位的重大決策。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兩位安東尼皇帝的身上，看起來要自然得多，因為他在取得和行使王權方面，都沒有領受哲學之教訓。戴克裡先為世界創下光榮退位的先例，只可惜後世帝王起而傚法的為數不多。我們自然會想起查理五世的類似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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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一位現代歷史學家的生花妙筆，使得英國讀者都熟悉他的名字。何況這兩位皇帝的性格還十分相像，政治才能遠在軍事天分之上，品德方面有可議之處，言行多半出於做作並非天性使然。查理的遜位頗受時運枯榮盛衰的影響，心血凝聚的計謀不能實現，所帶來的失望之情促使他寧願放棄現有的權力，因為他已經無法實現他的雄心壯志。但是戴克裡先的統治正處於無往不利的順境，並非已擊敗所有敵人和完成全部計劃以後，才很嚴肅地考慮禪退的問題。無論是查理或是戴克裡先，都還沒有到達衰老知命之年，前者59歲，後者僅55歲，但是這些君王過著繁忙的生活，長年櫛風沐雨從事戰爭和巡視工作，再加上國事的憂慮和施政的操勞，很容易損害到身體的健康，以至於人未老邁就已衰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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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朔風撲面、淫雨綿綿的冬季，戴克裡先在凱旋式慶典剛結束，就離開意大利繞行伊利裡亞各行省，向東部出發。惡劣的天候和旅途的勞累，使他感染慢性疾病，只有躺臥在密閉的舁床裡，讓人抬著緩慢行進。夏末(304 A.D.)還未抵達尼科米底亞，病情以驚人的速度嚴重惡化，那年整個冬天他都留在皇宮養病，危急的狀況引起普遍關懷，都是人們出乎內心的真情流露。一般人只能從侍從人員的臉色和行動所表現的欣喜和驚惶，來判斷病情和健康的狀況。由於經常流傳皇帝崩逝的謠言，戴克裡先秘而不宣加以隱瞞，因為伽勒裡烏斯沒有趕來，生怕發生無謂的麻煩。直到3月1日他才再次公開露面，看起來是那樣蒼白和瘦弱，以至和他熟悉的人都認不出來。這一年多來，他擔憂自己的健康和身為帝王的職責，很勉強地硬撐，在經過痛苦的掙扎之後，現在是到該做決斷的時刻了。為了身體的健康，他必須丟開勞心費神的工作，完全放鬆以安靜養病。但是他身負帝王之責，即使病倒在床，也要被迫推動一個龐大帝國的施政作為。他決定要在光榮的禪退生活中安享餘年，使自己畢生戎馬所獲得的榮譽不再受命運播弄，把世界的舞台讓給年輕更有活力的共治者。
[178]



禪退儀式在離尼科米底亞3英里外一塊開闊的平原上舉行(公元305年5月1日)。戴克裡先登上高大的寶座，在洋溢著理性和莊嚴的演說中，對聚集在此一場合的民眾和軍人，宣告他禪位的意圖。等他脫下紫袍後，在眾人關懷的眼光下離開，坐上一輛掛著帷幕的車子，穿過市區，毫不耽擱向自己所選的退休地點──家鄉達爾馬提亞前進。就在5月1日同一天，馬克西米安按照早已取得的協議，也在米蘭辭去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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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羅馬凱旋式的華麗盛會中，戴克裡先已經思考要辭去政府職務，同時希望馬克西米安也遵從他的安排。可能那時馬克西米安已有承諾，一定會按照恩主的意思去做，很明確地保證只要戴克裡先提出勸告或做出榜樣，無論在什麼時候，馬克西米安都會照樣步下皇帝寶座。雙方曾經在朱庇特神殿的祭壇前，立下神聖的誓詞。但是對性格凶狠的馬克西米安來說，他平生喜愛權勢，既不圖眼前的安寧也不求身後的虛名，這種沒有約束力的誓言，到底能發生多大作用可想而知。然而，不管馬克西米安多麼不情願，對這位明智的同僚所凌駕於他的威勢，最後只有勉強屈服，他禪位以後立即退隱到盧卡利亞的莊園。像他那樣脾氣暴躁的人，不可能長期過平靜的生活。


 十一、戴克裡先的退隱生活與身後哀榮(305—313A.D.)

出身奴隸家庭，登上九五之尊的戴克裡先，以平民身份度過生命中最後9年時光。他遵從理性的指示，滿足於退休的生活，一直受到在朝君王無比的尊重，因為他把世界交到他們手中。一輩子忙於國事的心靈，沒有辦法平靜下來，失去權力以後，最大的煩惱是無事可做。為了排除無聊的時光，許多人向他提供了休閒活動，像讀書寫信和拜神許願，但戴克裡先並沒有產生多大興趣。他自己保留一些最合乎自然的嗜好，建築、耕種和園藝佔用去他大部分的閒暇時間。他對馬克西米安的回答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從而得到啟發。那位浮躁不安的老人，請求戴克裡先再度穿上皇帝的紫袍，重新握住駕馭政府的韁繩。

他只是展現出同情的笑容，絲毫不為誘惑所動，很冷靜地回答說，要是馬克西米安看到他在薩洛那親手種植的包心菜，就不會要他為追求權力做出這麼大的犧牲了。他在和朋友的談話中經常提到，人類最難精通之事莫過於治國之道。凡是談及他最喜愛的這個主題時，因為親身經歷的關係未免產生激動的心情。他常說：

不知有多少次，四五個大臣為了本身的利益，情願拋棄相互的心結，聯合起來欺騙他們的君主。皇帝具有崇高的地位，卻與臣民隔絕，無法瞭解事物的真相。他能看得到的東西有限，只能聽他們歪曲事實的報告。結果，他把最重要的職位交給罪孽深重和軟弱無能的庸才，罷黜臣民中操守最佳、才能最好的部屬。

戴克裡先接著說：「這些下流無恥的伎倆防不勝防，就是最英明的皇帝也會被朝臣出賣，以至於身敗名裂。」一個人在蓋棺論定後，歷史會評估他的功業和名聲，這樣才能享受到退休生活的樂趣。但這位羅馬皇帝在當時的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很難完全以平民身份去享受生活的舒適和安全，退位以後對帝國所面臨的困難，知道以後也不可能不聞不問，這些困難所帶來的不幸後果，他也不可能漠不關心。這樣一來，恐慌、悲痛和疑懼就會接踵而至，干擾他在薩洛那與世無爭的生活。他的妻子和女兒的不幸，對他的愛心和尊嚴造成極大的傷害。戴克裡先在臨終(313 A.D.)前受到侮辱，感到更大的痛苦。他是現任皇帝的養父，對他們有栽培玉成之恩，照說李錫尼和君士坦提烏斯要有圖報之心。現在還可以看得到留存的信件，說戴克裡先情願自殺，也不想再受他們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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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戴克裡先平生事跡和性格作風的敘述之前，讓我們花點時間來瞭解他退休後生活的地方。薩洛那是他出生地達爾馬提亞行省的主要城市，離阿奎萊亞和意大利的邊界大約有200羅馬裡(按照公路長度計算)，到西米烏姆將近270羅馬裡，這是羅馬皇帝到伊利裡亞邊疆時所駐蹕的地點。現在有一個殘破的村落，保留著薩洛那的名稱，直到16世紀，還有一所劇院的遺址，散佈著頹敗的拱門和一些大理石柱，訴說著昔日繁華的風光。在離城市六七英里的地方，戴克裡先興建一座規模宏偉的宮殿，從這個工程的浩大程度，可以推斷戴克裡先在很久以前，就在為禪退的計劃做打算。當然，不一定非要是本地人，對這些地方有天生的偏愛，才會選這樣一個有益健康而又便於享受奢侈生活的退隱地點。根據後人的說法：

此地的土質乾燥而且肥沃，空氣潔淨又清新宜人，雖然夏天有幾月非常炎熱，但是不像伊斯特裡亞海岸和意大利部分地區，在冬季會遭受暴虐狂風的襲擾。從皇宮的位置向四周遠望，美麗的景色不下於土地和氣候的優越條件。西邊是亞得裡亞海林木繁茂的海岸，海中散佈著無數的小島，像是水波渺茫的大湖。北面有一個海灣，可以通向薩洛那古城，望過去是一片田疇延伸到遠方，與亞得裡亞海向南和向東廣闊的海域，形成非常鮮明的對照。北方是一列不規則的山脈，但是離這裡有適當的路程，山丘上到處可見村落、樹林和葡萄園。

雖然君士坦丁出於很明顯的偏見，在提到戴克裡先的宮殿時，故意擺出不屑一顧的態度。但是他有一位繼承人，只見到荒廢和殘破的狀況，就以讚不絕口的詞句描述宏偉的景象。宮殿佔地大約9到10英畝之間，整體近乎正方形，側面矗立著16個高塔，兩旁的縱深大約是600英尺，另兩面的橫寬將近700英尺，全部用美麗的砂岩建造，並不比大理石遜色，是從附近的特勞採石場獲得。四條呈直角相交的街道，把這片大建築物區分為若幹部分，有一個非常氣派的大門可以通達正廳，現在稱之為「金門」。通道的盡頭是柱廊中庭，全部都是花崗石的柱列。在一側可以見到埃斯庫拉庇烏斯方形神殿，另一邊是朱庇特的八角形神殿，戴克裡先將後面這位神祇尊為他的命運保護神，視前面那位神祇為健康庇護者。要是拿現在殘留的遺跡和維特魯烏斯的說法做比較，就會發現這個建築物有許多部分，像是浴場、寢宮、中庭、長形柱廊大廳，以及西濟克斯式、科林斯式和埃及式廳堂，都描述得相當正確，至少在位置上很相似。這些宮殿建築的形式變化多端，比例非常適當。但是就現代人的眼光從品位和舒適的角度來看，有兩個很大的缺點。這些高聳寬闊的房間，沒有窗戶和煙囪。它完全靠著頂部采光(這些建築物都是一層)，沿牆壁安裝通氣管來取暖。正廳的西南邊有一列長達517英尺的柱廊，展示著美麗的繪畫和雕像，成為高貴氣派又賞心悅目的散步通道。

要是這座宏偉的建築物位於荒無人煙的國度，自然會受時間的摧殘而塌毀，但是，也唯其如此，才能逃脫貪婪的人類所造成的破壞。阿斯帕拉圖斯這個小村莊，還有很久以後出現的斯帕拉特羅市鎮，都是在戴克裡先宮殿的廢墟上興建起來的。金門現在正對著市場，施洗者聖約翰取代了埃斯庫拉庇烏斯的光榮，朱庇特神殿在聖母的保護下，成為一所天主教堂。有關這段的敘述，得感謝英國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他完全出乎單純的好奇心，深入達爾馬提亞的心臟地帶，實地考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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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也難免要產生疑問，他是否過分美化那無法復原的實物，即使有再好的計劃和技術也辦不到。最近有位旅行家到過那裡，他頗有見地地說道，斯帕拉特羅那片令人感傷的廢墟，不僅體現戴克裡先統治時期羅馬帝國的偉大，同時也表達出藝術的衰落。若建築的狀況已這樣令人悲慘，那麼繪畫和雕刻的損毀更為顯著。建築主要是依循機械原則，不比雕刻和繪畫模仿自然界的各種形象，還要表現出心靈的屬性和熱情。崇高的藝術不僅要有靈巧的雙手，除了想像力的激發外，還要有正確的鑒賞與觀察力指引。


 十二、藝術的沒落和文學的式微

幾乎不用說大家都知道，帝國的政治動亂、軍隊的跋扈驕縱、蠻族的入侵掠奪，以及專制的高壓統治，都不利於天才的發展和學術的研究。連著幾位伊利裡亞出身的皇帝拯救了帝國，但是並沒有恢復科學的發展。他們所接受的軍事教育，無意於激起文學的愛好。甚至就是戴克裡先的心靈當中，儘管對事務的處理不僅積極進取而且周詳精到，但是同樣不會進行研究和思考的工作。法律和醫術兩方面的職業有普遍的用途，可以獲得若干利益，因此還可以吸引具有相當才能和知識的人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但是學習這兩種行業的學生，幾乎在那個時期沒有人能夠成為繼往開來的大師。詩歌的旋律已經沉默無聲，歷史成為乾枯而混雜的斷簡殘篇，提不起大家的興趣也產生不了教誨的作用。一些雄辯之士供職朝廷無所作為，拿著皇家的薪餉專以奉承為能事，除了為皇權辯護外別無才能。

新柏拉圖學派的興起和迅速發展，是學術和人類衰敗的標誌。亞歷山大裡亞學派已壓下雅典學派的聲勢，一些古老的派別都紛紛打著「最新潮流」這類旗幟，他們標榜自己的體系，說是學習方法新穎，研究態度嚴肅。這些大師像是阿摩尼奧斯、柏羅丁、阿梅裡烏斯和波菲利，都是思想精闢和見解高超的人物。但是，他們並沒有掌握學習哲學的真正目的，努力鑽研的結果非但無法增進人類的理解力，反而產生害處。新柏拉圖學派完全忽略那些適合人們狀況和能力的知識，也忽略倫理學、自然科學和數理科學的整體領域。他們耗盡精力在形而上學的口舌之爭，企圖探索未知世界的奧秘，要使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某些問題上能夠統合一致，至於是哪些問題，連他們自己也弄不清楚。他們的理性在類似深刻而不切實際的思考裡消磨殆盡，心靈暴露在超乎想像的幻影之中。他們狂妄地自信已經掌握某種奧義，可以將靈魂從肉體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聲稱能夠跟魔鬼和各種精靈很親密地交談。因此，經過非常奇特的變革，把對哲學的思考變成了對法術的研究。古代的聖哲曾經嘲笑民眾的迷信，現在這些柏羅丁和波菲利的門徒，拿寓言當作借口用來掩蓋這種自甘墮落的行為，反倒成為迷信的狂熱辯護人。在有關信仰的幾個神秘問題上，他們和基督教徒的意見一致，便用打內戰的狂怒姿態，對基督教神學體系的其餘部分大肆攻擊。新柏拉圖學派不配在科學史上享有任何地位，但教會史免不了要提到這個名字。


 第十四章 戴克裡先遜位後產生紛擾 君士坦提烏斯崩殂 推舉君士坦丁和馬克森提烏斯為帝 同時有6位皇帝在位 馬克西米安和伽勒裡烏斯相繼逝世 君士坦丁戰勝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 君士坦丁重新統一帝國(305—324 A.D.)


 一、戴克裡先退位所造成的紛爭(305—324A.D.)

帝國所形成的權力平衡局面，需要戴克裡先堅強而富有技巧的手腕才能維持，是多種不同性格和才能的綜合運用。當時所具備的條件真是千載難逢，兩位皇帝之間沒有猜忌，兩位愷撒也沒有野心，4位各鎮一方的君王一致追求共同利益。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退位以後，內部的混亂和傾軋長達18年之久，帝國發生5次內戰，其餘時間雖然沒有戰事，也無法保持平靜的狀況。敵對的君王之間充滿恐懼和仇恨，各自擴大勢力範圍，完全不顧臣民的死活。

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在交出統治權後，按照最新的規定，所遺留的帝位應由兩位愷撒遞補，同時獲得奧古斯都的頭銜。
[182]

 君士坦提烏斯年長而且資深，以皇帝的尊榮繼續領有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統治這些疆域廣大的行省，他的才能能夠得到充分發揮，個人也因此感到滿足而沒有非分之想。他的個性仁慈、寬厚而且穩健，特別是對人極為和善，受惠的臣民讚揚他的美德，可以和馬克西米安的戰功以及戴克裡先的治術相提並論。君士坦提烏斯保持羅馬君王的謙虛，並沒有倣傚東方的傲慢心態和華麗的排場。他以率真的口吻宣稱，民心的歸向是他最寶貴的資產，無論身居帝位的尊榮或面臨艱險的情勢，自信能夠依賴臣民感恩圖報之心，獲得額外的支持和援助。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的省民，深知只有在他的統治下才能過幸福的生活，所以極為憂心君士坦提烏斯皇帝日益衰弱的身體，以及眾多年幼的子女，這些都是他在第二次婚姻中與馬克西米安的女兒所生。

個性剛毅的伽勒裡烏斯則迥然相異，雖然可以獲得臣民的敬重，但本人卻不肯紆尊降貴去爭取大眾的愛戴。他的名聲完全來自戰功，波斯戰爭的勝利助長了他傲慢的氣焰，自恃功高，蒙戴克裡先另眼相看，對君士坦提烏斯產生輕視之心。要是我們聽信一位道聽途說的作者所發表的論調，就會將戴克裡先禪位的起因歸之於伽勒裡烏斯的威脅。他特別記述兩位君王的私下談話，後者表現出忘恩負義和倨傲不遜的態度，從而發現前者極為懦弱怕事。但是這種空穴來風的軼事傳聞，從戴克裡先的性格和行為來看就會不攻自破，不論禪位是基於何種意圖，要是對伽勒裡烏斯的作為感到危險，以他的明智和見識一定會制止這種可恥的爭執。當他光榮掌握皇權時，絕對不會在羞辱的狀況下退位。

君士坦提烏斯和伽勒裡烏斯登基成為奧古斯都後，要選出兩位愷撒遞補空位，使帝國的體制保持完整。戴克裡先很誠摯地渴望退出世界的舞台，因為伽勒裡烏斯娶了他的女兒，自然就會支持他的家族和他托付的帝國。所以他一點也不猶豫，就把大家所羨慕的推選大權，以功勳卓越為由授予伽勒裡烏斯。這件事一經決定，並沒有詢問西部兩位君主的意見，也不考慮他們的利益和意圖，特別是這兩位都有成年的兒子，可以視為遞補空缺的最佳候選人。失勢的馬克西米安只能生悶氣，不足為懼，溫和的君士坦提烏斯雖然無畏於危險，但是不會因為爭權奪利，而讓無辜的黎民受到內戰的摧毀。

伽勒裡烏斯所推選的兩位愷撒，既缺乏才幹和功勳，本身也不是重要人物，只能說是出於個人野心的驅使而已。第一位是達扎，後來稱為馬克西明，也就是伽勒裡烏斯的外甥，一個毫無處世經驗的年輕人，從舉止和談吐中就能知道他只受過私塾教育。他被戴克裡先授以紫袍拔擢至愷撒的高位，負責統治埃及和敘利亞，他自己也和全世界一樣對此感到驚奇不已。另一個是忠誠的家臣塞維魯，沉溺於玩樂而且才具不足以負重任，被遣往米蘭接受馬克西米安尚不願放手的愷撒服飾，以及所統治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按照制度的架構，塞維魯應承認西部皇帝的最高權力，但是他只聽從恩主伽勒裡烏斯的指示。雖然伽勒裡烏斯的統治區域從意大利的邊界綿延至敘利亞的邊界，但是加上他所栽培的兩個愷撒，勢力範圍是帝國四分之三的疆域。同時他知道君士坦提烏斯即將逝世，所以羅馬世界的主子只剩下一人。我們確信他在內心對未來的君主會有安排，以確保自己從公眾生活中退隱前，會完成20年光榮的統治。
[183]



但為時不到18個月，兩次突如其來的變革，使伽勒裡烏斯的雄心壯志全部付諸東流。他想兼併帝國西部各行省的企圖，因君士坦丁稱帝而幻滅；又因馬克森提烏斯的叛亂，而失去意大利和阿非利加。


 二、君士坦丁的身世及其繼位始末(274—306A.D.)

君士坦丁的聲譽受到後世子孫的重視，對他平生的事功有非常詳盡的記載，但是他的出生地，就跟他母親海倫娜的身世一樣，不僅是文學也是舉國爭論的主題。雖然根據傳說，海倫娜的父親是英國國王
[184]

 ，但我們認為海倫娜是一個客棧老闆的女兒。有人說她是君士坦提烏斯的侍妾
[185]

 ，我們要為她婚姻的合法性提出辯護。君士坦丁大帝很可能生於達契亞的納伊蘇斯(274 A.D.)
[186]

 。他的家在這樣一個以出產職業軍人而享有盛名的行省，顯而易見，他很少有機會借教育來提升心智。

在他大約18歲時，父親擢升到愷撒的高位(292 A.D.)，但是隨著這件喜事而來的就是父母的離異。他的父親為了迎娶公主，被迫與母親分開，這樁皇家聯姻的光彩使海倫娜的兒子受到羞辱和傷害。他並沒有隨著君士坦提烏斯去西方，而是留在戴克裡先的麾下服務，在埃及和波斯戰爭中表現得極為英勇，逐漸升到一等護民官的榮譽職位。他的身材很高大而且不苟言笑，對於體育和軍事項目都很精通，戰時英勇無畏，平時對人友善。在他一生的作為中，始終懷著年輕人的進取精神，又能習於審慎的節制加以調和；有旺盛的企圖心並全力達成，又能保持冷靜和自律的習性不受物慾的誘惑。因而民眾和士兵愛戴他，稱他為最有資格的愷撒候選人，這樣一來就激起伽勒裡烏斯對他的猜忌。雖然為了避免物議，不能採取公開的暴虐行為，但是一位專制君王要暗地裡下毒手，還是防不勝防，
[187]

 這使得君士坦丁的處境更為危險。這時感到焦灼的父親，不斷來信要求跟兒子見面，表現出最熱切的期望。伽勒裡烏斯想出各種借口盡量拖延，然而對他的同治者這種很自然的要求，不可能一直置之不理，也不能使用武力來加以拒絕。最後同意他前往的命令已經批准，但是在這種狀況下皇帝還是隨時可以收回成命。君士坦丁費盡心機終於成行，
[188]

 於是連夜離開尼科米底亞的宮廷，運用各地的驛站經過比提尼亞、色雷斯、達契亞、潘諾尼亞、意大利和高盧，在民眾喜悅的歡呼聲中抵達布倫港口。就在那個時刻，他的父親準備登船前往不列顛。

不列顛的遠征輕鬆贏得對卡裡多尼亞蠻族的勝利，這是君士坦提烏斯在位期間最後的功業。他在約克的皇宮崩殂(公元306年7月25日)，離接受奧古斯都的頭銜才15個月，離他被擢升至愷撒的高階則有14個年頭，逝世以後立刻就由君士坦丁接位。繼承的觀念自古就有，一般人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些處理私人財產的原則，已經轉用到國家主權上。英名蓋世的父親將受人尊敬的功勳、民眾的希望，以及在感情和地位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力，全部都傳給自己的兒子，而且這種做法勢不可當。帝國西部軍隊的精英分子隨著君士坦提烏斯到不列顛，增援的地方部隊是一大群阿勒曼尼人，全部聽從世襲酋長克羅庫斯的命令。
[189]

 君士坦丁的擁護者不斷開導這些軍團，要他們瞭解到能夠表達自己意見的重要性，他們向其保證不列顛、高盧和西班牙有權能夠推舉候選人。他們問，軍隊要是有兩位人選，一位是他們所敬愛的皇帝的子嗣，那個夠資格站在隊伍前面的兒子，選他就會帶來無上的榮譽；另一位是名不見經傳的陌生人，只會感激在亞洲的君主把西方的軍隊和行省交給他，選他就會帶來屈從的羞辱。這時還有什麼遲疑不決之處？同時向大家暗示，君士坦丁具有感恩和慷慨的美德，在得到應有的顯赫地位以後，一定不會讓軍隊失望。

君士坦丁這位很有心機的君王，最後等到大家用奧古斯都和皇帝的稱號向他歡呼時，才出現在軍隊的面前。他所渴望的目標是帝座，還不完全是野心的問題，因為這才是安全的保證。他對伽勒裡烏斯的性格和情緒非常瞭解，自己經過深思熟慮以後，知道要想活下去就得掌握統治權。他表面上裝出堅決反對的樣子，
[190]

 就是為了證明他沒有意願公然篡奪帝位，所以在開始時並沒有屈從軍隊對他的歡呼，一直到他把這些狀況寫在信裡，立刻派人送給位於東部的皇帝以後，才正式接受軍隊的擁戴登基為帝。君士坦丁將他父親逝世的噩耗報告皇帝，很謙恭地提到他具有合法的繼承權，而且表示非常的遺憾，在摯愛他的部隊的堅決要求下，不容許他運用更正常、更合於規定的方式繼位為帝。伽勒裡烏斯最初的反應是感到驚訝和失望，繼而暴跳如雷。他向來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就大聲威脅說要把信件和使者全部丟進火裡，等他意識到對戰爭沒有獲勝把握，怒氣就慢慢平息下來，再深入衡量對手的個性和實力，決定接受君士坦丁給他留下的台階，同意由他賜給君士坦丁最高的恩惠。伽勒裡烏斯既沒有指責也不批准不列顛軍隊的推選，只是接受過世同僚的兒子統治阿爾卑斯山這邊的行省，給予他愷撒的頭銜，在羅馬君王的位階中列為第四，把空下的奧古斯都位置給予所賞識的塞維魯。這樣一來，帝國的和諧得以保持。君士坦丁已經掌握實力，只有耐心等待機會，期望能夠獲得最高的權柄。

君士坦提烏斯第二次婚姻有6個小孩，分別是三男三女，具有皇家的血統，照理應比海倫娜出身微賤的兒子更有優先權。但是君士坦丁已經32歲，正是處於身心巔峰的時期，那時他最年長的弟弟才13歲。去世的皇帝因為他有卓越的功勳，所以才同意並正式核定由他繼承。
[191]

 君士坦提烏斯在彌留之際，交代長子要維護家族的興旺和安全，懇求他要像一位父親那樣運用權威和愛心，來照顧狄奧多拉的兒女。後來從他們受到完善的教育、被安排有利的婚姻、享受富貴的生活以及最高的皇室地位，證明君士坦丁確實發揮兄弟之愛和手足之情。這幾位皇子和公主的秉性溫和，知道感恩圖報，對於長兄妥善而至當的安排，完全言聽計從。
[192]




 三、馬克森提烏斯為羅馬元老院和人民推舉為帝(306—307A.D.)

伽勒裡烏斯具有雄心大志，高盧行省未如所願，始終難釋失望之情，等到因一時疏忽失去意大利以後，他那高傲的個性和帝王的權勢，更是受到極大的打擊。皇帝長期未能留在都城，早已使得羅馬充斥著不滿和憤怒的情緒。人民逐漸發現，尼科米底亞和米蘭比羅馬更具有優勢，這不能完全歸於戴克裡先的偏心，而是他所創設的政府形式，造成這樣的後果。雖然在他退位後沒有幾個月，繼承人就用他的名義，建造了一座豪華的浴場奉獻給羅馬，但是這樣做還是無法平息民怨；後來人們用這座浴場遺跡的場地和材料，修建了很多教堂和修道院。
[193]

 羅馬這些文雅的隱秘場所是如此舒適和奢華，原本安寧的氣氛被羅馬人抱怨的聲音所干擾。有個謠言在暗中流傳，說是建造這些建築物所需的經費，要由他們自己來負擔。就在這個時候，可能是伽勒裡烏斯的貪婪行為，或者是基於緊急狀況的需要，他為了徵收土地稅和丁稅，要求對臣民的財產進行非常嚴厲的調查，尤其是要精密地測量不動產。只要發現有一點涉嫌到隱匿行為，就嚴刑拷問，取得個人財產的真實口供。

自古以來，意大利的地位較行省高，但原來獲得的特權已經沒有人理會，稅務官員開始統計羅馬的人口數目，用來制定新的稅率。就算羅馬市民的自由精神，已經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即使是最馴服的臣民，要是政府在無前例可援的狀況下侵犯了他們的財產，有時也會挺身起來反抗。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因公然受辱而受到更嚴重的傷害，個人利益的受損而產生的不滿情緒，受到民族榮譽的鼓舞而變得更為激昂。前面提到征服馬其頓以後，羅馬人民就解除個人稅捐的負擔。雖然他們經歷過各種形式的專制政體，還是享受將近500年免除賦稅的特權。所以他們沒有耐心忍受一個伊利裡亞農夫的無理取鬧，何況他還居留在遙遠的亞細亞，竟敢將羅馬貶成帝國要呈獻貢金的城市。人民的憤怒情緒日益高漲，而元老院則運用權勢加以煽動和縱容；實力衰弱的禁衛軍因害怕遭到解散的命運，非常高興能找到這樣冠冕堂皇的借口，宣稱要運用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國家不受外人壓搾。每個市民的意願也是他們的希望，那就是將外國暴君逐出意大利後，要推選一位居住在此的君王，加上在此地實施統治的政府，這樣才配得上羅馬皇帝的頭銜。面對這種狀況，熱情的民眾決定擁護馬克森提烏斯。

馬克森提烏斯是馬克西米安皇帝的兒子，他娶了伽勒裡烏斯的女兒，按照身世和婚姻來說，帝國的繼承人非他莫屬。但是由於他才薄德鮮，根本不被考慮授予愷撒的尊榮。君士坦丁雖然因功勳而得到這個位階，處境還是很危險。伽勒裡烏斯選擇副手的條件，一方面是不能蒙受識人不明之譏，另一方面是對恩主要聽命行事。因此，一位名氣不高的外鄉人受到拔擢，登上意大利的王座；帝國西部前任皇帝的兒子，反而賦閒在離首都幾英里的莊園中，過著無所事事的奢華生活。所以他的心情極為鬱悶，感到無比羞辱、苦惱和氣憤。君士坦丁繼位的消息，更激起他嫉妒的情緒，公眾的不滿使他重新獲得希望，很容易就把個人所受的冤屈和應得的權利，與羅馬人民的目標相互結合在一起。禁衛軍的兩個護民官和一個軍需官著手安排這次謀叛活動，羅馬各階層的人員都受到精神感召，很快發起事變。這個過程既沒有人懷疑，也沒有任何困難，只有羅馬城的郡守和少數官員，仍舊忠於塞維魯，所以都被禁衛軍殺死。

馬克森提烏斯被授予帝王的服飾，受到元老院和人民的讚揚，稱他是羅馬自由和尊嚴的保護者(公元306年10月28日)。至於馬克西米安是否事先被告知這次密謀，已經無法確定，但是看到反叛的旗幟在羅馬城升起，這位老皇帝不甘寂寞，蠢蠢欲動。當年戴克裡先迫他退位，要他習於平凡而極為孤獨的生活，現在裝出慈祥父親的樣子來掩藏復出的野心。等到他的兒子和元老院出面邀請，他就自貶身價重新當起皇帝。憑他當年的威望和經驗，加上在軍事方面的造詣，馬克森提烏斯這一派自然增加了相當大的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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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維魯皇帝在同僚的勸說和命令之下，立刻啟程前往羅馬。他所採取的行動極為敏捷，相信可以很快鎮壓羅馬的暴亂，特別是作亂的民眾不習於戰事，而指揮者又是一個儇薄無行的少年。但是等他到達以後，發現城門緊閉，城牆上滿佈武裝人員，有位身經百戰的將領站立在反叛隊伍的前面，反觀自己的部隊卻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模樣。有一大群摩爾人受到大量賞金的引誘，投效敵營，實際上這些人都是馬克西米安在阿非利加戰爭時徵召入伍，受到忠誠誓言的約束，自然對故主產生感激之情。禁衛軍統領阿努利努斯公開宣稱自己受到馬克森提烏斯的賞識，已經習於聽從他的指揮，於是帶走了相當多的部隊去追隨馬克森提烏斯。有位演說家向民眾發表意見，說羅馬已經重新建立一支大軍。不幸的塞維魯喪失軍隊的支持，也沒有人給他出主意，只有撤軍離開，等於是在慌張無措的情況下逃到拉文納，在一段時間裡他在那裡很安全。拉文納的防禦工事可以擋住敵人的攻擊，城市四周都是沼澤，使得意大利的大軍難以接近。塞維魯在海上控制一支戰力很強的艦隊，保證各項補給品的供應不致匱乏，給增援的軍團維持一條進入的通道，等到春回大地，援軍就會從伊利裡亞和東方開過來。馬克森提烏斯親自指揮圍攻作戰，很快發現這項任務除了浪費時間和兵力以外，收不到一點效果，因為無法用武力和飢餓來奪取這個城市。於是他改變作戰方式，不再僅是對著拉文納的城牆，而是要衝破塞維魯的心防。這種運用計謀對付敵人的做法，看起來很像戴克裡先的個性，與馬克森提烏斯大而化之的作風完全不同。塞維魯以前經歷過部下的背叛事件，使得這位心情惡劣的君王，對於最忠誠的朋友和隨員，都抱著不信任的態度。馬克森提烏斯派出的密使很容易說服他，相信有人在發起陰謀活動要出賣這座城市。同時讓他知道憤怒的征服者不會任意處置他，願意接受榮譽投降來化解他的恐懼。塞維魯在一開始受到禮遇和尊重，馬克森提烏斯將被俘的皇帝帶到羅馬，給他非常鄭重的保證，只要退位就沒有生命的危險。然而他最後所能得到的優待，竟只是安適的死亡以及與皇帝這個身份相符的葬禮。不久，他的判決被批准，將處死方式留給他自行選擇，他最後選擇採用古人常用的做法，將動脈割開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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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後就葬在伽利埃努斯家族的墓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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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君士坦丁和馬克森提烏斯的個性迥異，但是目前的處境和利益倒是很一致，為了審慎起見，他們需要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馬克西米安雖然德高望重，但還是願意移樽就教，風塵僕僕越過阿爾卑斯山，要與高盧的統治者舉行會談。他帶著女兒福斯塔作為結盟的保證。君士坦丁與福斯塔在阿爾勒舉行的婚禮場面很壯觀。這位戴克裡先的老同僚硬是要讓君士坦丁將帝國西部歸還他統治，作為交換把奧古斯都的頭銜授予他的女婿。君士坦丁同意從馬克西米安手裡接受這個封號(公元307年3月31日)，擁護羅馬和元老院的主張。但是他的聲明曖昧不清，援助也緩不濟急。他考慮意大利王侯和東方的羅馬皇帝之間，衝突在所難免，要是發生戰事，必須為自己的安全和企圖早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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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伽勒裡烏斯征討意大利鎩羽而返(307—308A.D.)

事態的嚴重性逼使伽勒裡烏斯不得不親自出面解決，他率領戰力強大的軍隊(都是剛從伊利裡亞和東方調來)，揮軍進入意大利，要為塞維魯報仇，懲處反叛的羅馬人。他像個蠻族那樣用暴怒的語氣，表示他的意圖是要以武力剷除元老院，消滅作亂的民眾。馬克西米安非常具有技巧性地設置了一套防禦體系，入侵的軍隊發現居民充滿敵意，到處都是工事，行進極為不便。雖然他排除萬難抵達了納爾尼，離羅馬不到60英里，但在意大利所能掌握的疆域，只限於營地附近很狹小的地區。

感到入侵行動遇到的困難愈來愈大，高傲的伽勒裡烏斯開始做修好的打算。他派遣兩位階層很高的軍官，去晉見羅馬的君王，說要召開一次會議來解決爭端，同時宣稱伽勒裡烏斯還是像父親那樣關心馬克森提烏斯，對他的要求一定會慷慨應允，這會比他從勝負難分的戰爭中獲得的利益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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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勒裡烏斯提出的主張遭到馬克森提烏斯的強烈反對，偽裝出的友誼被對方藐視而加以拒絕，過不多久他發現要不是及時撤退，就會落得跟塞維魯一樣下場。過去羅馬人用銀彈攻勢打垮很多貪婪的暴君，現在要如法炮製來對付伽勒裡烏斯。馬克西米安名聲響亮，他的兒子長於計謀，私下用大批金錢收買，並同意事後給予更多賞賜，這些加起來的效果，不僅熄滅了伊利裡亞軍團的銳氣，也使他們的忠誠打了折扣。等伽勒裡烏斯最後下達撤退命令時，他發現要這些老兵不背棄他們的連隊，確實要費很大的工夫，即使這些部隊在他指揮之下，過去曾經贏得長勝的英名。

當時有位作者指出這次遠征之所以失敗，還有兩個原因，雖然一位審慎的歷史學家不會接受這種說法。第一個原因是說伽勒裡烏斯只熟悉東方的城市，所以對偉大的羅馬的認知產生了偏差，發現他的部隊不適於圍攻這個巨大的首都。但是要知道，範圍廣大的城市只會提供敵人更多的進攻路徑，所以羅馬長久以來，習慣上對迫近的征服者開城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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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靠著短暫狂熱所激發的鬥志，根本無法對抗紀律嚴明又英勇善戰的軍團。第二個原因是軍團本身感到害怕和悔恨，他們就像共和國有孝心的兒子，不忍去冒犯神聖的年邁雙親。但我們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內戰，黨派的狂熱和軍事服從的習性，都能把土生土長的羅馬市民變成勢不兩立的仇敵，要說外鄉人和蠻族會特別體諒，誰都不會相信。而且在他們帶著敵意進入此地之前，並沒有見過意大利，所以根本不會產生任何感情。要不是基於某種利害關係，對行為產生約束，他們就會用愷撒的老兵所說的話，來回答伽勒裡烏斯：「若我們的將領想要率軍前往台伯河岸，我們就會先去準備營地的位置。只要他決定推倒哪一段城牆，我們準備好工具就去幹，一點都不會猶豫。哪怕是敬愛的羅馬城，也照幹不誤!」這是著名詩人盧坎寫的詩句，非常忠於歷史真相，即使因而受到指責，也不損他在文壇的地位。

伽勒裡烏斯的軍團在撤退的過程中真是無惡不作，慘絕人寰。他們強姦婦女，殺害平民，搶奪財物，將意大利的牲口驅趕一空，所到之處放火燒村，想把這個無法征服的地區，完全夷為片瓦不留的平地。馬克森提烏斯率軍在後面跟進，但是行動非常謹慎，不願逼驍勇的老兵部隊做困獸之鬥。他的父親正第二次訪問高盧，希望能說服集結在邊境的君士坦丁堡大軍採取行動，聯合起來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君士坦丁只聽從真理的指引，不會因憤怒的情緒而採取行動，所以堅持明智的理念，那就是分裂的帝國要維持權力的平衡。況且伽勒裡烏斯的壯志消沉，不再是個可畏的目標，也就無須再對他產生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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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勒裡烏斯的心志堅如鐵石，但重視可貴的友情。李錫尼在個性和風格方面雖與他不盡相似，仍獲得他的賞識和敬重。他們是在一生之中的黃金時代，也就是年輕默默無聞時就建立起了密切關係，共同經歷了軍旅生涯的自由和危險，這使友情更為堅實。他們的發展步驟幾乎相同，歷練各種職務都得到很大的成功和榮譽。等伽勒裡烏斯被授予帝王尊榮，立刻想起這位戰友，要設法將他提升到同等的地位。在他權力到達巔峰的那段時期，認為愷撒的頭銜已經配不上李錫尼的年齡和功勳，準備將君士坦提烏斯的位置留給他，統治整個西部帝國。當皇帝親自指揮意大利戰爭時，將多瑙河的防務托付給他的好友，等到遠征無功而返，就把塞維魯死後留下的空位授予李錫尼(公元307年11月11日)，立即要他負責指揮伊利裡亞各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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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錫尼擢升的消息傳到東部，當時馬克西明正用高壓的手段統治著敘利亞和埃及，馬上顯示出嫉妒和不滿的態度，不願屈就愷撒這個較低的位階。他對伽勒裡烏斯使出祈求和爭吵的手段，甚至不惜惡言相向來強要奧古斯都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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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說，這是頭一遭也可能是最後一次，羅馬世界由6位皇帝統治(308 A.D.)。在西部帝國，君士坦丁和馬克森提烏斯對他們的父親馬克西米安，外表裝出一副恭敬的樣子；而在東部帝國，李錫尼和馬克西明對他們的恩主伽勒裡烏斯，倒是真正唯命是從。利益的對立和最近戰爭所產生的新仇舊恨，使得帝國分為兩個敵對的權力集團，但是相互之間的忌憚又使得局面看上去一片平靜。這種貌合神離的態勢，一直維持到兩位年長的君王死後，剩下的幾位副手自然就會改弦更張。


 五、馬克西米安與伽勒裡烏斯的隕滅(309—311A.D.)

馬克西米安勉強辭去帝位時，御用文人就極力推崇他有哲人的謙讓之風。等到他因野心而激起內戰，這些人又吹噓說他是位心胸寬大的愛國者，還惺惺作態地批評他不該貪圖退休生活，應以國事為重。
[203]

 馬克西米安和他兒子為了掌握權勢，根本不可能長久維持雙方的和諧。馬克森提烏斯認為自己經由羅馬元老院和人民選出，是意大利合法的統治者，無法忍受父親對他的控制；馬克西米安很傲慢地宣稱，是因為他的名聲和能力，他的兒子才能被推上帝位。禁衛軍和部隊都畏懼老皇帝的嚴厲，公開宣稱要站在馬克森提烏斯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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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馬克西米安的生命和自由還是受到尊重，他在意大利提出要到伊利裡亞過退休生活，表面上假裝對過去的作為感到惋惜，暗地裡又有所圖謀。但是伽勒裡烏斯非常瞭解這位老同僚的為人，立即要求他離開自己的地盤。失望的馬克西米安最後的庇護所只有他女婿的宮廷，他受到那位手腕高明的君主的尊敬，福斯塔皇后也表現出恭順的孝心。為使人不再懷疑他有野心，他第二次辭去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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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宣稱自己將權勢看成過眼雲煙。若他能堅持決心，這次退位雖不像第一次那樣獲得尊榮，但至死為止，都可以過著舒適而高貴的生活。可是一旦有了接近帝位的希望，他又忘記過去失意的情況，決定要進行絕望中的奮鬥，不登上帝座就死無葬身之地。

有一次法蘭克人入侵，君士坦丁帶著部分軍隊前往萊茵河岸，其餘的部隊駐紮在高盧南部各行省，在阿爾勒城儲存了相當數量的錢財，用來對付野心勃勃的意大利皇帝。馬克西米安很狡猾地偽造出君士坦丁死亡的消息，並輕易地相信這個自己製造的謠言。他毫不猶豫地登上帝位，取得儲存的錢財，就像他慣常的做法那樣，很大方地散發給部隊的士兵，盡力把自己往日的戰績和功勳，灌輸到他們的心中。就在他快要建立自己的權威，並與兒子馬克森提烏斯達成協議，將帶著部隊進入高盧時，君士坦丁的迅速行動粉碎了他所有的希望。

這位君王一得知他的丈人在後方作亂的消息，很快回頭從萊茵河以急行軍趕到索恩河，在沙隆上船到了里昂以後，再順著羅訥河的急流直抵阿爾勒的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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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帶來的兵力使馬克西米安無法抵擋，也很難在鄰近的馬賽找到庇護。馬賽有一條狹道與大陸相通，上築有防禦工事用來對抗包圍的部隊。海面上的航道則是開放的，馬克西米安可以從海上逃走，馬克森提烏斯也可從海路把援軍運過來。後者完全可以以為了保護受傷而年邁的父親為借口，來掩飾自己入侵高盧的企圖。君士坦丁擔心遲延會帶來不利的後果，下令立即發起攻擊，但雲梯太短，夠不著高聳的牆堞。馬賽的守備部隊也發覺自己做了錯事，不該庇護馬克西米安，這會帶來很大的危險。不過，要是他們把城市和馬克西米安都交出去後還得不到赦免的話，那還不如堅決守下去。當年他們也曾對抗愷撒，並忍受很久的圍攻。
[207]

 不過，只要單把人交出來，一切就可圓滿解決。於是在非常機密的狀況下，馬賽的守備部隊對篡奪者做出了毫不留情的死刑判決，馬克西米安同樣獲得了他給予塞維魯的優容，那個案例已傳遍世界。馬克西米安為自己一再犯錯而悔恨不已，最後只有自縊而死(公元310年2月)。

馬克西米安失去戴克裡先的支持，又不屑於他溫和的建議，只不過3年的時間，就在羞辱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野心勃勃的一生中，第二個階段的復位給民眾帶來苦難，也使自己身敗名裂。他落得這種下場是罪有應得，要是君士坦丁能饒恕這位既是他父親的恩主也是他妻子的父親的老人，那我們更會高聲讚揚他的仁慈。在這件慘事的處理過程中，福斯塔為了盡她作為妻子的責任，只有犧牲父女的親情。
[208]



伽勒裡烏斯的晚年倒是沒有遭到羞辱和不幸，雖然他享有奧古斯都的最高權威，並沒有像在出任愷撒的職位時獲得那樣光榮的成就。不過，一直到逝世為止，他都在羅馬世界的君王中保持排名第一的地位。他從意大利撤軍以後又活了4年，很明智地放棄統一帝國的念頭，把餘年用來追求聲色，也做了一些有益民生的工作。其中有項工程非常著名，唯有用帝王之力才能推動，那就是將渫浚佩爾索湖的積水排放到多瑙河，砍伐四周濃密的森林，為潘諾尼亞的臣民開闢出了很大面積的農業用地。
[209]



伽勒裡烏斯死於痛苦而纏綿的惡疾，身體變得過度肥胖形成無法控制的水腫，皮膚全是潰瘍，像是受到無數蟲虻的叮咬，這是一種最可怕的無名腫毒。
[210]

 因為伽勒裡烏斯得罪了臣民中最狂熱最有勢力的宗教團體，遭受到惡疾纏身的痛苦，不僅得不到同情，反而被說成是遭到天譴而相互慶賀。
[211]

 等他在尼科米底亞的宮殿一去世(公元311年5月)，那兩位身受栽培之恩而登上寶座的皇帝，馬上集結軍隊，打算要爭奪或者瓜分無主的領土。他們經過協商，沒有兵戎相見，同意分割遺留的疆域，亞細亞的各行省落到馬克西明的手裡，歐洲部分則增大了李錫尼的勢力。赫勒斯滂海峽和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成為兩者之間的邊界，這個穿過羅馬世界中間的內海，兩岸佈滿武裝軍隊和防禦工事。馬克西米安和伽勒裡烏斯死後，皇帝的數目減為4個，李錫尼和君士坦丁基於實際的利益聯合在一起，馬克西明和馬克森提烏斯最後也成立秘密聯盟。不像過去大家對伽勒裡烏斯心存忌憚，產生畏懼和尊敬的心理，還能形成約束力，現在衝突已經不可避免，這些不幸的臣民將遭到驚怖和滅亡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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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君士坦丁和馬克森提烏斯的施政與爭執(306—312A.D.)

雖然羅馬帝王不良的癖好造成了很多罪行和慘劇，但能發現他們偶爾的善舉也是一樁樂事。君士坦丁在位第六年到奧頓巡視時，慷慨地豁免所積欠的貢金，同時根據臣民的確實數量按比例所核定的丁口數，也從2.5萬人減少到1.8萬人。
[213]

 然而從君王對人民所施的恩惠來看，毫無疑問可以證明當時社會的慘狀，稅賦的本身和徵收的方式都是難以忍受的重負，強征暴斂的結果是陷民眾於絕望之境。奧頓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大部分田園無人耕種，很多省民不是遠走高飛就是投身為盜，不願負擔沉重的社會責任。這位愛民如子的君王採取的慷慨行動，不過是針對行政法規所制定的各項要求，稍為紓解一下過於嚴厲的條文而已，這些規定因需要而設，也讓人沒有選擇的餘地。要是不提處死馬克西米安這件事，君士坦丁在高盧的統治，是他一生中施政最為仁慈寬厚的時期。蠻族忌憚他積極果敢的作為，行省的安全得到保障，免於入侵之苦。有一次在與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戰役中，贏得重大勝利，他下令將俘虜的王侯丟到特裡夫的競技場去餵野獸，民眾看到用這種殘酷的手段對待蠻族頭目不禁大樂，歷史上倒是很少發現像這樣違反人道和敗壞法律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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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的善舉在馬克森提烏斯惡行的襯托下，更顯得極為突出。高盧的行省就那個時代的條件尚能享受幸福的生活，同時代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卻只能在可鄙又可恨的暴君統治下呻吟不已。有些人熱衷於諛媚奉承，經常把失敗者貶得一文不值，將全部光榮歸於獲勝的對手。但那些喜歡揭發君士坦丁隱私和過失的作家，也一致認為馬克森提烏斯為人殘酷、貪婪而放蕩。
[215]

 他在阿非利加鎮壓微不足道的叛亂獲得大量錢財，總督和少數追隨者被定罪，整個行省因他們的罪行而遭受苦難，人煙繁盛的城市像是錫爾塔和迦太基，以及其他面積廣大的豐饒鄉土，都受到刀兵和戰火的摧毀。濫殺無辜的勝利伴隨著肆意而為的法律和審判，阿諛者和告發人像一支無敵大軍開進阿非利加。富貴之家很容易被安上謀叛的罪名，即使有人能蒙受皇帝的寬大發落，最輕的懲罰也是沒收財產。為了炫耀這場偉大的勝利，就用壯觀的凱旋式來加以慶祝，馬克森提烏斯把一個羅馬行省的戰利品和俘虜，展現到民眾眼前。首都的狀況和阿非利加一樣值得同情，羅馬的財富像填無底洞那樣供應揮霍無度的開支。他的稅務大臣完全是運用搶劫的手法，在他統治期間，首先以「樂捐」的名目向元老院的議員斂財，胃口愈來愈大，使用的借口也愈來愈多，像是作戰勝利、婚喪喜慶，甚至皇室榮典，都按照比例要臣民加倍奉獻。

馬克森提烏斯就像從前那些暴君一樣，受到元老院難以平息的仇視和嫌惡，主要原因是元老院擁戴他登上寶座，又支持他對抗強敵，但他對元老院的慷慨和忠誠卻毫無感恩圖報之心。他的猜疑忌恨使元老院議員的性命難保，而這些議員的妻女不知羞恥的行為，倒是能滿足他的肉慾。照理說成為一位君王的情人是個難以抵制的誘惑，但是一旦他的勸誘無效就會使用暴力。有個使人難忘的例證，一位貴夫人為了保持貞節寧願自殺而死。
[216]

 馬克森提烏斯只尊敬軍人而且極力爭取他們的好感，羅馬和意大利到處都是武裝部隊，他縱容他們喧囂和暴亂的行為，就是搶劫和殺害無力反抗的平民，也不會受到任何懲處。皇帝自己胡作非為，所以縱容軍隊傷天害理的作風。馬克森提烏斯經常從元老院議員手裡，奪取他們的莊園或美麗的妻子，賜給軍隊裡受到賞識的人員。像這樣的君王，無論是平時或戰時都無法治理國家，雖然可以用錢買到支持，但獲得不了部隊的尊敬。他的傲慢也像他的其他惡行一樣令人憎恨。他過著怠惰而奢華的生活，不論是在宮殿的高牆之內，或是在鄰近的薩路斯特花園裡，都能不斷聽到他的大聲宣告，說他是唯一的皇帝，其他的君王不過是他的部將，用來防守邊疆的行省，好讓他在首都不受干擾享用榮華富貴。羅馬人長久以來怨恨君主遠離都城對他們不加理會，在馬克森提烏斯6年的統治期間，皇帝近在咫尺，卻同樣使他們感到無盡的懊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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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認為馬克森提烏斯的作為讓人厭惡，羅馬人的處境確實值得同情。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會運用武力去解決這些問題，他之所以能控制自己的野心，是基於審慎的考慮，不是正義的要求，反而是意大利的暴君竟敢去激怒這位難以克服的敵人。
[218]

 馬克西米安死後，按照慣例，他的頭銜被撤銷，原有的雕像也因醜行而被推倒。那個生前迫害過他、後來又拋棄他的兒子，裝出一副思念不已的孝心，說要採取報復行動，把所有樹立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用來推崇君士坦丁的雕像立即銷毀。明智的君士坦丁不想挑起戰爭，也充分認識到它的困難和後果，所以不理會對方的侮辱，準備採用溫和的談判方式來解決雙方的歧見。後來發覺這位意大利皇帝已有極具敵意和野心的計劃，才逼得他不得不用武力自衛(312 A.D.)。

馬克森提烏斯公開宣稱他對整個西部帝國有統治權，著手準備一支非常強大的兵力，從雷提亞侵入高盧各行省。雖然他不期望李錫尼會給他任何幫助，卻一廂情願地以為伊利裡亞的軍團在收到他所送的重禮以後，會為他的承諾所打動，拋棄那位君王的旗幟，歸順到他麾下來效力。君士坦丁仔細衡量當前的狀況後，立即採取果敢的行動。他私下接見打著「元老院和人民」旗號的使者，來使懇求他從萬民唾棄的暴君手裡拯救羅馬。緊接著他召開會議，聽到了一些膽怯的意見，卻都置之不理，他已經決定要阻止敵人，把戰爭帶到意大利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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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君士坦丁進軍羅馬擊滅馬克森提烏斯(312A.D.)

征戰之事充滿危險，也帶來無盡光榮，前兩次入侵意大利以失敗收場，使君士坦丁的前途危機重重。在意大利由老兵組成的部隊尊敬馬克西米安的名氣，才在他的兒子手下參加這兩次作戰，現在他們得到了榮譽也獲得了利益，所以不會產生異心出現背叛的行動。馬克森提烏斯知道必須擁有禁衛軍，才能穩固他的寶座，因此擴大編製至以往的規模，把從意大利應召服役的人員都撥進去，組成8萬兵力的強大部隊。在征討阿非利加叛亂時，也徵召了4萬摩爾人和迦太基人加入，甚至西西里也供應相當比例的部隊，這使馬克森提烏斯的總兵力到達17萬名步兵和1.8萬名騎兵。意大利的錢財要用來供應戰爭所需的經費，鄰近的行省征發大量穀物和各種補給品，已落到民窮財盡的地步。

君士坦丁的總兵力是9萬名步兵和8000名騎兵。
[220]

 由於皇帝已率軍出征，因此對萊茵河的防務要特別注意，意大利遠征隊不得超過總兵力的一半，避免因爭天下而給公眾安全帶來極大的危險。
[221]

 因此他只率領4萬人馬出征，面對至少比他多3倍兵力的敵人。

羅馬的軍隊不敢面對戰爭的危險，都配置在安全距離以外，因為他們過著毫無訓練的太平生活，所以整體戰力變得衰弱不堪。他們早習慣在羅馬劇院和浴場裡混日子，根本不願到戰場去打仗。老兵都已忘記武器的使用方法，也不熟悉戰爭的各項工作；至於新徵的兵員，更是一竅不通。反觀高盧的軍團則很能吃苦耐勞，因長期防衛帝國邊疆，對抗北方蠻族，常執行各種艱難困苦的任務，所以成為英勇善戰且紀律嚴明的勁旅。就領導者的狀況來看，也像部隊一樣有極大差別：馬克森提烏斯聽到諂媚的言辭才會異想天開，認為征服敵人易如反掌，等他發現自己習於安樂，不能忍受戰陣之苦，又不懂兵戎之事，這種雄心壯志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君士坦丁從幼年開始，就在戰爭的行動和軍事的指揮中磨煉出堅忍無畏的心志。

當年漢尼拔從高盧進軍意大利時，居住在當地的野蠻民族絕不會平白讓正規軍隊通過，所以他不得不在山區打開一條通路。
[222]

 阿爾卑斯山雖是天險，但還是要用人為的工事來加強，構築的堡壘花費許多人力和金錢，有的地方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能控制所有進入平原的通路。就現在來看，意大利這個區域，撒丁尼亞國王根本不用擔心會有敵軍能侵犯他的國土。但是在過去，將領要想穿越這個通道，似乎沒有多大的困難和阻礙。君士坦丁在位時，山區的農民接受外來文化，成為順服的臣民，這片鄉土儲存的糧食很豐富。羅馬人修建的公路通過阿爾卑斯山，真是驚人的巨大工程，在高盧和意大利之間開放幾條運輸的孔道。
[223]

 君士坦丁使用通過科蒂安·阿爾卑斯山的道路，現在稱為塞尼山。他率領部隊經過一番努力，在馬克森提烏斯的宮廷尚未得到他離開萊茵河的消息之前，就已經進入皮德蒙特平原。薩蘇這個城市位於森尼山的山麓，四周建有城牆，派駐了相當的守備兵力來阻止入侵者。君士坦丁的大軍認為沒有必要花長時間進行圍攻，於是在抵達薩蘇那一天，就對城門實施火攻，架起雲梯爬上城牆。在發起突擊的同時，用各種弩機發射大量拋石和箭矢，士兵手執刀劍進入城內，將守備部隊斬殺大半。君士坦丁下令撲滅戰爭引起的大火，才使薩蘇逃脫全毀的命運。

在離薩蘇40英里的地方，卻還有一場硬戰等著開打。馬克森提烏斯的部將指揮兵力強大的意大利軍隊，集結在都靈平原，主戰力是一支重裝騎兵部隊。自從羅馬軍的紀律廢弛後，作戰再不敢憑一腔血勇，而是從東方國家學到恃兵甲之利的觀念，將馬匹和騎士都披上全副鎧甲，將關節之處巧妙地接合在一起，避免妨礙身體的活動。外表看起來這種騎兵好像沒有敵手，作戰可說是無堅不摧，因此，將領通常將他們排成衝擊縱隊或楔形陣式，形成攻堅的矛頭，或者用在分散的側翼，他們自誇可以輕易踹破和踩碎君士坦丁的軍隊。幸好君士坦丁有前例可循，他採用當年奧勒良在同樣狀況下所使用的防禦方法，否則對方運用重裝騎兵的計謀可能就會得逞。君士坦丁極具技巧性地部署兵力，事先安置阻絕設施，使敵人的騎兵縱隊不能發揮衝擊威力，再用分隔殲滅的方式使陷入陣式的騎兵無法脫身。馬克森提烏斯的部隊在混亂中向都靈奔逃，城中居民將城門緊閉，拒絕讓敗軍進入，只有少數人員能保全性命。君士坦丁仁慈地對待都靈，稱讚他們的行為，然後率軍進入米蘭的皇家宮殿。從阿爾卑斯山到波河之間，所有的意大利城市全部承認君士坦丁的權威，熱心參與解救羅馬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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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米蘭到羅馬，不論是使用埃米利亞公路還是弗拉米尼亞公路，行軍都非常方便，但君士坦丁不能夠馬上前往擊滅暴君。為了審慎起見，他必須先對付在意大利的另一股敵軍。因為該股敵軍所處的位置及其實力，既可以在側面拒止君士坦丁的軍隊前進，亦可在他前往羅馬失利後，截斷大軍的退路。
[225]

 盧裡修斯·蓬佩阿努斯是勇氣和能力都高人一等的將領，負責守備維羅納，將所有部隊都配置在威尼提亞行省。他聽到君士坦丁將向他進軍的消息後，立即派遣一批騎兵去迎戰，但在佈雷西亞附近被擊潰，高盧的軍團一路追擊到維羅納的城門。

君士坦丁睿智的頭腦很快就認清當前狀況，知道圍攻維羅納的重要性，也瞭解困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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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城市只有一條道路，經過狹窄的半島通往西方，其他三面都為阿迪傑河所環繞，湍急的河流貫穿威尼提亞行省，可以使被圍的城市獲得人員和糧食的充分供應。

君士坦丁在經過幾次不太成功的嘗試後，終於在離城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找到了一處渡河點，這處河流的水勢比較平緩。君士坦丁率領部隊渡河後，立刻圍繞著維羅納建立了堅固的工事，將城池團團圍住。他鼓舞全軍士氣，不斷發起攻擊，蓬佩阿努斯孤注一擲的出擊也被驅退。這位堅毅的將領在安排好防務、加強守備部隊的實力後，就秘密逃出維羅納。他逃離不是為了自己，而是顧慮整個城市民眾的安全。在經過不屈不撓的努力後，他又集結一支軍隊，要與君士坦丁在戰場決一雌雄。蓬佩阿努斯的策略是，若君士坦丁固守在圍城的防線之內，他就與守城的部隊配合，發起內外夾擊。皇帝非常注意當前的動態，知道這支強大敵軍將要迫近的消息後，除留下一部分軍團繼續圍城外，便親自率領這支無論在勇氣和忠誠方面都讓他深為倚重的部隊，前去迎戰馬克森提烏斯的部將。

高盧軍隊最常用的作戰方式，是將部隊部署成兩線配置。但君士坦丁認為敵軍的人數遠超過自己的部隊，因此改變部署，減少第二線的兵力，延伸第一線的正面，以使之在長度上能與敵人保持適當的比例。這樣調整後，使得由老兵組成的部隊更能發揮戰力，也不怕敵人從側翼包圍，後來證明這是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會戰在接近黃昏時開始，雙方堅持不退，激戰整夜，將領的指揮已經沒有施展的餘地，完全依仗士兵的勇氣。君士坦丁在晨光的照耀下展現出勝利的景象。這場大屠殺使成千的意大利人伏屍在原野上，蓬佩阿努斯也戰死沙場，維羅納立即無條件獻城投降，守備部隊全成為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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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軍官們向君士坦丁祝賀勝利時，也附帶發了一陣牢騷，抗議君士坦丁沒有善盡一位指揮官的職責，竟然表現得比部下還勇敢。軍官們的建言中，有些話已經到魯莽的程度，不過，就連最猜忌的君王聽了也不會不高興。他們懇求他在未來的作戰中要注意保護自己，不要輕易涉險，因為他身繫羅馬和帝國的安危。

當君士坦丁在戰場表現指揮能力和作戰勇氣時，意大利的君王好像不知道內戰的災難和危險已經蔓延到他的領土的中樞地區。馬克森提烏斯依然沉浸在尋歡作樂中不理國事，想隱瞞軍事失利的消息，不讓公眾知道，他用毫無根據的信心來欺騙自己，不敢面對現實，想就此拖延下去，事實上這只會令問題更加惡化。君士坦丁的快速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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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沒有讓他覺醒，不知自己即將面臨致命的危險。他一直自我吹噓，說憑著他的慷慨大方和羅馬的威名，已經解決過兩次敵軍的入侵，現在也可用同樣的方式驅退高盧叛變的軍隊。原來在馬克西米安麾下服務的那些有經驗和能力的軍官，不得不告訴這位軟弱無能的君王，他馬上就要大禍臨頭，這才使他警覺不能再醉生夢死。下屬還敦促他要鼓舞剩餘部隊的勇氣，這樣才能避免自己陷入滅亡的命運。馬克森提烏斯的作戰資源，無論是人力或金錢，兩方面都很充足，禁衛軍要想保持強大的實力，想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就得跟他採取一致的行動和目標。因此第三支軍隊很快編成，兵員數量比在都靈和維羅納兩次會戰損失得還要多。

但是皇帝毫無領軍作戰的意願，對軍旅之事完全外行，擔心戰鬥帶來的危險以致驚惶不已。他的畏懼還帶有迷信的成分，對於各種徵兆和預言非常在意。根據四處聽到的謠傳，他知道君士坦丁好像已經威脅到他的生命和帝國，因此，即使再膽怯也不得不鼓起勇氣，迫得他只得親臨戰場。他已經無法忍受羅馬人民對他的藐視，在競技場上到處能聽到憤怒的喧囂，暴民圍住皇宮大門，指責這位懶惰的君主是個膽小鬼，大聲讚揚君士坦丁無畏的精神。馬克森提烏斯在離開羅馬之前，特別請求西比萊神諭給他指示。這些古代預言的守護者，雖然無法通曉命運的秘密，但卻精通解釋神諭的各種技巧。於是就針對當前的狀況，給他一個模稜兩可的預告，不論戰爭的結局如何，都可以保持神諭的令名於不墜。

君士坦丁的行軍極為迅速，可以說跟首位愷撒征服意大利的速度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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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違背歷史真相的奉承話，因為從維羅納投降到最後戰爭結束(公元312年10月28日)，只花了短短的58天。君士坦丁一直在擔憂，就怕這個暴君聽到消息後產生畏懼心理；或者基於審慎的打算，不敢冒險進行堂堂正正的決戰，龜縮在羅馬城內堅守到底。他有充足的糧食可以防止饑饉的發生，但君士坦丁則無法打持久戰，若逼不得已，最後就必須運用武力將帝國的首都整個毀滅，如此一來，他就算獲勝，也會失去最寶貴的報酬，何況解救羅馬還是打內戰的動機和最重要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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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他抵達距離羅馬大約9英里路，一個名叫薩克薩·魯布拉(Saxa Rubra)的地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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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馬克森提烏斯的軍隊已完成了列陣，準備要與他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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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真是又驚又喜。敵軍的正面延伸很長，橫跨廣闊的平原，多層縱深直達台伯河邊，可用來掩護後衛，但也對撤退行動形成阻礙。根據後來的各種資料，我們知道君士坦丁部署兵力的技巧極為高明，他選擇了最顯眼也是最危險的位置，使旌旗招展的軍隊將他的行動看得很清楚。他親自率領騎兵向敵陣發起衝鋒，這次雷霆萬鈞的攻擊決定了戰爭的勝負。馬克森提烏斯的騎兵部隊主要是由穿鎧甲的重騎兵以及摩爾人和努米底亞人的輕騎兵所組成。高盧的騎兵比重騎兵靈活，也比輕騎兵堅韌，憑著驍勇善戰的精神把兩者打得大敗而逃。騎兵在兩翼崩潰後，使得步兵的側翼失去掩護，不受軍紀約束的意大利人拋棄連隊標誌，不顧一切向後逃走，對於這位平素痛恨的暴君已毫無畏懼之心。禁衛軍知道自己所做的惡行不會得到赦免，就拚死做困獸之鬥。雖然這些老兵奮勇作戰，還是無法挽回劣勢，不過卻能光榮戰死，他們並沒有退後一步，屍體散佈在他們陣列原有的位置上。

整個戰場一片混亂，馬克森提烏斯毫無鬥志的部隊被衝鋒陷陣的敵人在後面追趕，上千人投身到台伯河水深蓋頂的急流之中。皇帝自己想經由米爾維亞橋逃回城市，但一群人擁塞在一條狹窄的通道上，使他被擠落到河裡，身上穿著的沉重鎧甲，讓他很快被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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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體陷入很深的淤泥裡，第二天費了不少力氣才找到。等到他的頭顱被展示在人民眼前，才讓大家感到獲得解救，也提醒羅馬人要接受君士坦丁賜給他們的恩惠。大家帶著忠誠和感激的心情向他歡呼，祝賀他憑著智勇雙全的才華，獲得一生中最光榮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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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君士坦丁在羅馬的作為與成就(312—313A.D.)

在運用勝利的成果方面，君士坦丁稱不上寬厚仁慈，但也不會招來嚴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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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採用的處置辦法，是將暴君的兩個兒子處死，整個叛黨經仔細篩選後，只殺掉幾個為首分子。如果他戰敗，他的家人和部屬也會遭到這種下場。馬克森提烏斯一些主要的追隨者既然享用他的富貴和罪孽，料想也要相隨於黃泉之下。但當羅馬人民大聲叫囂，要抓出更多人來抵命時，君士坦丁慈悲為懷，不聽從這些討好的聲音，更不願看到群眾發洩憤怒的情緒。他對告發者不僅不受理，還加以懲罰，以制止這種不良風氣。受到暴政壓迫的無辜人員都從流放地召回，發還被沒收的財產，頒發大赦令使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人心得到安定，重建安居樂業的環境。
[236]

 君士坦丁第一次親臨元老院表達推崇之意，在態度親切的演說中，簡述自己對國家的功績和貢獻，保證對在座的高階人士特別關照，承諾要重新恢復元老院古老的尊榮和權利。元老院心懷感激，依據尚能保有的職權，授予他空洞的尊貴頭銜來報答他毫無意義的諾言。同時對君士坦丁的權力也不敢擅自做主，要求依慣例加以批准，只是通過一項敕令，在統治羅馬世界的3位奧古斯都中，封他為位階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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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君士坦丁的這次勝利能夠名垂青史，人們立即舉辦了各種競技比賽和慶典活動，同時籍沒馬克森提烏斯的資財，來興建數座建築物。君士坦丁凱旋門是藝術衰落最可悲的明證，也是人類虛榮最空洞的獨特證據。在帝國的都城竟找不到一個有才華的雕刻家來修飾這座公共紀念物，因此將圖拉真凱旋門藝術價值最高的雕像，全部搬來用在這座新的拱門上，既不尊敬祖先的令名，也不考慮是否合乎情理。至於時代背景和人物造型的不同，歷史事件和環境特性的迥異，一概置之不理。比如，從未率軍越過幼發拉底河的皇帝跟前，竟跪著帕提亞人俘虜。古物學家只要細心一點，就會在君士坦丁的紀念物上，發現圖拉真的頭像。在古老雕像之間的空隙，需要用新裝飾來加以填補的地方，全是粗俗無能工匠的手藝。

禁衛軍的建制最後終於被廢止，不僅是審慎的預防措施，也是一項報復行動。馬克森提烏斯恢復這支驕橫隊伍的數量和特權，有些地方還加以擴大，後來一直受到君士坦丁的鎮壓，防務森嚴的營地也被拆毀。僥倖逃過殺身之禍的少數禁衛軍官兵，被分散到帝國邊疆的軍團，只能遠戍異地，再也無法對帝國造成危害。君士坦丁整肅駐紮在羅馬城的部隊，對羅馬元老院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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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尊嚴是致命的打擊，被解除武裝的首都從此無法保護自己，受到遠處主子的凌辱和輕視。

羅馬人當初是為了保住即將消失的自由，免受繳納稅賦之苦，才擁護馬克森提烏斯登上皇位。不料他當上皇帝以後，用元老院的名義假借自由捐獻來強征貢金，所以他們才懇求君士坦丁前來解救，等到擊敗暴君，自由捐獻也改為正常的稅賦。元老院的議員按照申報的財產，區分為幾個等級，最富有的議員每年繳納黃金8磅，次等4磅，最後一等2磅；就是那些貧窮到可以申請豁免稅賦的人，也要繳8個金幣。除了元老院正規的成員外，他們的兒子、後裔甚至親戚，凡是能享受到元老院階層這一空洞特權的人，都要分擔沉重的稅賦。如此，對於君士坦丁很願意增加此一「有用」階層的人數，就一點都不足為奇了。

勝利的皇帝擊敗馬克森提烏斯以後，在羅馬不過停留兩三個月，後來在他一生中也只來過兩次，分別是主持登基十週年和二十週年莊嚴隆重的慶祝典禮。君士坦丁幾乎永遠保持動態的生活，不是參加軍團各種演習和訓練活動，就是巡視各行省的狀況。他將「新羅馬」興建在歐洲和亞洲接壤處之前，諸如米蘭、阿奎萊亞、西米烏姆、奈伊蘇斯和帖撒洛尼卡各地，都是他臨時居住的城市。
[239]




 九、君士坦丁與李錫尼的結盟以及宮廷恩怨(313—314A.D.)

君士坦丁在進軍意大利之前，為了確保與伊利裡亞皇帝李錫尼的友誼，至少要他嚴守中立，於是答應將自己的妹妹君士坦提婭嫁給他，但婚禮拖延到戰爭結束後才舉行。兩位皇帝在米蘭晤面交換意見(公元313年3月)，目的是藉著通婚和利益來鞏固雙方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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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公開祝宴進行時，他們不得不分開。因為法蘭克人入侵，所以君士坦丁必須趕赴萊茵河；而亞細亞君主的敵意表現，也需要李錫尼親身前往處理。

馬克西明與馬克森提烏斯成立秘密聯盟，他並沒有因為馬克森提烏斯的下場而喪失勇氣，而是決定要以內戰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馬克西明在隆冬之際離開敘利亞前往比提尼亞的邊界，這是天候酷寒而且道路崎嶇難行的季節，很多人員和馬匹倒斃在深雪之中，道路也被連綿的降雨沖毀。為了加快行軍速度，他不得不把沉重的輜重和行李留在後面。他率領一支戰力強大而且能夠發起奇襲的軍隊，經過額外加倍的努力，在李錫尼的部將通報他帶著敵意而來的消息以前，就已經跨過了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拜占庭在圍攻下只堅持了11天，就向馬克西明投降。赫拉克利亞的城牆把他的大軍阻擋住了幾天，等他一奪取這個城市，就從獲得的消息中得知，李錫尼已經在距離只有18英里的地方紮營。協商毫無結果，其間兩位君王都想方設法收買對方的人員，但後來依然只有訴諸武力解決。

東方帝國的皇帝指揮一支紀律不佳但老兵甚多的部隊，大約有7萬人馬；李錫尼麾下只有3萬伊利裡亞人組成的軍團，所以從一開始就受到優勢敵軍的壓力，但是憑著他的軍事素養和部隊的英勇善戰，他贏得了一次決定性的勝利(公元313年4月)。馬克西明以難以置信的速度拚命逃走，比起他在戰場的英勇行為，真是值得大聲喝彩。在24小時之內，他面無人色，全身顫抖，在失去皇家佩飾的狀況下，出現在尼科米底亞，從他被打敗的地方到此地的距離有160英里。亞細亞的財富尚未枯竭，雖然精銳的老兵部隊在這次行動中全部喪失，但只要有時間，他仍舊可以運用權力從敘利亞和埃及徵集大量兵員。但他在遭到這次打擊後，只活了兩三個月，便在塔爾蘇斯過世。後來產生很多傳言，說他是因失望傷心而死，也有人說是被毒死，或說是遭到天譴。像馬克西明這樣無才無德之人，死後根本沒有人會為他哀悼或悲傷，東方各行省對於能夠避開內戰的摧殘而感到慶幸不已，都欣然接受李錫尼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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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馬克西明皇帝留下8歲的兒子和7歲的女兒，幼小的年齡會獲得別人的同情，但李錫尼毫無憐憫之心，對他的仇敵絕不放過，一定要斬草除根。

處死塞維裡努斯這位年輕的可憐人，無論從策略或報復來說都沒有必要。李錫尼從來沒有受到他父親的傷害，而且塞維魯的統治時期很短，也沒有什麼作為，領地是帝國很偏遠的地方，早已被人遺忘。提到李錫尼殺害坎迪戴努斯，更是喪心病狂和忘恩負義的行為。這位青年是伽勒裡烏斯的私生子，他的父親是李錫尼的朋友和恩主，因為認為他太年輕，沒有能力保住頭上的皇冠，才把帝位傳給李錫尼，希望這位君王能夠感恩圖報並保護他的兒子，讓他過著安全而富貴的生活。坎迪戴努斯滿20歲時，雖然沒有功績和野心，但在生日時擺出皇家的排場，李錫尼因此產生猜忌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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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連戴克裡先的妻女，也是他極端暴虐行為下最無辜也最顯赫的犧牲者。

戴克裡先將愷撒的頭銜賜給伽勒裡烏斯時，也把女兒瓦倫麗婭許配給他當妻子。她經歷一生的榮華富貴和顛沛慘痛，真是一部悲劇的最佳題材。瓦倫麗婭是一個善盡本分的妻子，因為自己無所出，就不顧別人在背後指點，收養丈夫的私生子當成自己的兒子，像親生母親那樣慈祥地對待坎迪戴努斯，非常關心他的生活。等伽勒裡烏斯去世後，繼位的馬克西明垂涎她龐大的產業和誘人的姿色，想要人財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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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的妻子還健在，但他根據羅馬的法律把她休掉，只為了盡快滿足自己難以克制的情慾。瓦倫麗婭是皇帝的女兒，也是另外一位皇帝的孀婦，知道目前處於無法保護自己的情況，只有用很緩和的語氣向馬克西明派來求親的人表明自己的立場：

就算是禮法允許一位婦女可以得到合於她的身份和地位的第二次婚姻，但在她丈夫屍骨未寒之際就接受求婚實不能算是正當的行為，何況她的丈夫還是求婚者的恩主。這時她的心情還很悲痛，仍舊穿著喪服。她還要明白地表示，要是一個男人為了得到新歡，就毫無情義地將忠誠而且深愛著他的髮妻休掉，那麼她對於他的人品真是一點信心都沒有。

馬克西明被拒絕後，因愛生恨，證人和法官都受他的支配，因此羅織罪名將瓦倫麗婭告上法庭，使她的名譽受到詆毀，平靜的生活被破壞無遺。在受到犯通姦罪的不實指控後，她的產業被沒收充公，侍候她的閹人和家僕受到最不人道的酷刑。有幾位無姑且受人尊敬的貴婦，因基於友誼幫她說公道話而被殺。皇后本人和母親普麗斯卡被判處流放，從一個城市被趕到另一個城市，受到無盡的羞辱，後來才被監禁在敘利亞沙漠一個偏僻的村莊，等於把她們的羞恥和苦難公開展示在東方的行省面前，而在過去的30年裡，她們在這裡享盡皇室的尊榮和富貴。

戴克裡先想要減輕女兒所受的苦難，使盡辦法也得不到效果。他把帝位給予馬克西明，期望能夠得到最後的回報，他提出懇求，希望能讓瓦倫麗婭到薩羅納過退休生活，以給受罪的父親送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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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懇求，因為他再也無法對他們形成威脅，但他的祈求得到冷淡的答覆，被置之不理。傲慢的馬克西明在心理上得到滿足，因為戴克裡先現在成了一個哀求者，並且他的女兒已經成為罪犯。

馬克西明死亡以後，兩位皇后的命運看似會苦盡甘來。到處是一片大亂的景象，看守她們的警衛也放鬆了警覺，讓她們很容易逃出放逐的地方，經過一些人的幫助，盡量隱藏行跡趕到李錫尼的宮廷。在他統治初期，對於年輕的坎迪戴努斯還很禮遇，使得瓦倫麗婭私下感到很欣慰，覺得是因為她們的緣故，讓自己的養子也能受惠。但是美好遠景還在眼前，接著就是晴天霹靂，坎迪戴努斯慘遭殺害，血染尼科米底亞的宮廷，讓她知道接替馬克西明王座的人，是更心狠手辣的暴君。瓦倫麗婭為了自己的安全，只有和母親一起匆忙逃走，在各行省漂流了1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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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平民的衣服來掩飾自己的身份，最後終於在帖撒洛尼卡洩露行蹤，被捕後立即處斬，屍體被丟進大海。人們看到這令人傷感的一幕，害怕軍方警衛的逮捕，只有壓下心中憤憤不平的怒氣，認為戴克裡先的妻子和女兒不該得到這種下場。我們也為這場慘劇感到惋惜，沒有發現她們的罪行，也不知道李錫尼為什麼要如此殘忍。更讓我們感到難以理解的是，為何他明明可以用更秘密或者正當的方式來報復，卻選擇了這樣一種迫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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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君士坦丁和李錫尼的決裂與爭戰(314—315A.D.)

羅馬世界現在為君士坦丁和李錫尼所平分，前者是西部的主人，後者統治東部。大家期望這兩位征服者不要再發起內戰，能因私人情誼和公開盟約的聯繫，克制內心更進一步的野心，至少也要維持一段時間的和平。

兩位勝利的皇帝開始相互對抗，是在馬克西明死後一年才發生的事(314 A.D.)。表面看來君士坦丁才華橫溢又胸懷大志，好像他是先動手的侵略者；但事實上，李錫尼陰鷙狡詐，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從歷史的蛛絲馬跡中不難找尋真相，他在煽動一場陰謀活動，來對付與自己結盟的親人。君士坦丁不久前把妹妹安娜斯塔西婭許配給巴西努斯，後者是個世家子弟而且很富有。然後君士坦丁將這位親戚擢升為愷撒。按照戴克裡先設立的政府架構，就得把意大利或者是阿非利加交給他來治理，但是所應許的封地在執行時受到延誤，要不就是狀況跟過去不同，已經有了變化。這樣一來，巴西努斯獲得尊榮，本來應該可以鞏固他的忠誠，現在反而產生了離間的作用。他的任命要得到李錫尼的同意以獲得批准，這位手段高明的君主立刻派出自己的密使，與新上任的愷撒建立秘密而危險的通信聯繫，挑起他不滿的情緒，勸他要為自己打算，因為他不可能得到君士坦丁公正的對待，所以必要時，使用暴力亦在所不惜。機警的皇帝在叛徒安排妥當快要動手之前，發覺整個陰謀活動，然後嚴正宣佈斷絕與巴西努斯的親戚關係，剝奪愷撒的皇室位階和頭銜，對他的謀叛和不忠處以應得的刑責。這時巴西努斯已逃到李錫尼的國土尋求庇護，在要求引渡這位罪犯時，傲慢的李錫尼加以拒絕，並且肯定地表示巴西努斯早已有反叛君士坦丁之心。在意大利邊界上的艾摩納，發生了侮辱君士坦丁雕像的事件，這成為兩位君主產生不和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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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戰發生在西巴利斯附近(公元315年10月8日)，這是潘諾尼亞位於薩瓦河畔的城市，離西米烏姆的上方大約5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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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勢力強大的君主在這場重要的衝突中，帶到戰場的兵力看起來與他們的地位並不相稱，只能推測有位皇帝忽然怒氣發作，使得另一位受到突如其來的奇襲。西方皇帝只率領2萬人，東方統治者的兵力是3.5萬人，不過，兵力劣勢的一方倒是佔有地形之利。君士坦丁在一處大約半英里寬的通道上建立前哨陣地，這條通道的一邊是很陡的小山，另一邊是難以通行的沼澤，然後在這個位置上堅守頑抗，擊退敵軍的攻擊，接著就乘勝追擊，領軍進入平原。身經百戰的伊利裡亞軍團在統帥的旗幟下列陣，這位君王的軍旅生涯曾經身受普羅布斯和戴克裡先的教導。雙方發射的箭矢很快就消耗殆盡，勢均力敵的兩軍蜂擁而上，用短劍和擲矢進行肉搏戰鬥，從當天的清晨一直激戰到黃昏，勝負難分。君士坦丁親自在右翼領導了一次英勇的衝鋒，獲得決定性的戰果。

李錫尼當機立斷向後撤退，救出其餘的部隊免於全軍被殲。當他計算損失後，發現傷亡達2萬人，他判斷在目前狀況下，得勝的敵軍會採取積極的行動，在此過夜已沒有安全性可言。於是他放棄營地和輜重，帶領大批騎兵秘密離開，克服萬難繼續行進，終於逃脫敵軍的追擊。在他不屈不撓的努力下，他的妻子、兒女和財產得以保全，他把這些都存放在西米烏姆。李錫尼通過這個城市以後，就破壞了在薩瓦河上的橋樑，很快在達契亞和色雷斯徵集一支新軍。他在逃離時，把愷撒這個頭銜授給瓦倫斯，他是一位負責伊利裡亞邊疆防務的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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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雷斯的馬底亞平原是第二次會戰的舞台，戰鬥沒有上次那樣激烈，人員的傷亡也比較少，雙方部隊的勇氣和紀律尚能不分上下，勝利取決於君士坦丁的卓越才能。他率領5000人獲得有利的高地，在激戰之際攻擊敵軍的後衛，使對方付出慘重的代價。李錫尼的部隊雖然兩面應戰，卻還能守住自己的陣地，直到夜幕降臨，戰鬥趨於尾聲，便向馬其頓山區安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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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會戰失利，平白犧牲最英勇的老兵部隊後，李錫尼的野心受到打擊，亟欲求和。他派出使者米斯特裡阿努斯覲見君士坦丁，展開如簧之舌曲意奉承君王的高尚德行，同時很委婉地表示戰事仍是勝負難分，無可避免的災難會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因兩位皇帝都是他的主人，所以他接受授權前來達成長久而光榮的和平。君士坦丁接受他的說辭，但在提到瓦倫斯時，表達出他的氣憤和不齒，用強硬的語氣說：

我們從帝國西部海岸進軍以來，在連續不斷的戰鬥中獲得勝利，還不是為了要得到和平？現在若是不拒絕負恩的親戚，那就得接受一位可恥的奴隸成為同僚來治理帝國，所以要讓瓦倫斯退位，不得繼續享有愷撒的頭銜，這是簽訂和約的首要條件。

在目前的狀況下，李錫尼必須接受屈辱的條件(公元315年12月)，不幸的瓦倫斯不過在位幾天，就被剝奪君王的名號，也賠上自己的性命。這個障礙移走後，羅馬世界很快恢復平靜。李錫尼連續被擊敗，使得軍隊殘破不堪，卻還能展現出自己的勇氣和能力，當前處境已陷入絕望之中，有時困獸之鬥能產生驚人效果。君士坦丁的善意使他獲得有利的轉機，期待能在第三次鬥爭中賭一下自己的運氣。君士坦丁再度承認李錫尼是他的朋友和兄弟，仍讓他保有色雷斯、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的統治權，但要把潘諾尼亞、達爾馬提亞、達契亞、馬其頓和希臘這幾個行省，割讓給西部帝國。君士坦丁統治的區域從卡帕多細亞邊境，延伸到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頂端。同時條約裡特別規定，獲得繼承權的三位皇室青年都是皇帝的兒子，克裡斯帕斯和小君士坦丁接著獲授西部的愷撒，同時小李錫尼在東部獲得同樣的頭銜。從這個比例可以知道，戰勝的君王憑著軍隊和實力，享有較高的權勢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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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君士坦丁的法治及其平服蠻族的作為(315—323A.D.)

君士坦丁和李錫尼修好後，彼此之間仍舊仇視和猜忌，加上對之前的傷害記憶猶新，且擔心未來又起戰端，所以心結很深，各做打算。但羅馬世界依然保持了8年的平靜。在此期間，一系列經過立法程序的帝國法律開始實施。要把君士坦丁花費心血制定的民法條文一一抄錄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最重要的制度與政策和宗教的新體系有關，直到他統治期最後幾年，由於天下太平無事，才得以全力以赴使之臻於完善。他制定了很多法律，就我們所關心的個人財產和權利，以及律師的業務等項目而論，偏重於私權力的運用，與帝國的公權力法律體系的關係不大。還有很多屬於地方性的臨時法令，不是歷史應該重視的範圍。不過，可以從一大堆法律中選出兩條來加以說明，一條非常重要，因為造福人民不淺；另一條十分奇特，因為過分殘忍。

其一，拋棄和殺害幼嬰的行為在古代很普遍，後來在各行省，特別是在意大利更是盛行，這與生活苦難有直接關係，主要是難以忍受的重稅，以及稅務官員對欠稅人家殘酷的迫害所造成。家徒四壁的人民並不以人丁興旺為可喜，反而認為不讓孩童面臨難以忍受的苦難，是父母唯一可行之道。或許是當時這種絕望的事例太多，君士坦丁出於人道關懷，在感動之餘，先向意大利各城市，接著向阿非利加發佈一項詔書，指示當地的行政官員，只要父母帶著子女前來面見，證明自己貧窮以致無法維持生計，都要立即給予足夠的補助。但規定過於寬鬆而且條文很含糊，根本不可能長期普遍實施。這項法律雖然值得稱許，事實上只是揭露了公眾的苦難，對那些御用文人來說，他們自己的生活美滿，根本不相信一位慷慨大度的君王治下會有苦難和罪惡存在，這就是反駁他們最有力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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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君士坦丁處置強暴的法律，對人性中基於本能的過失，毫無寬恕心。按照條文對上述罪行的描述，不僅使用暴力強迫，就連採用柔情手段，勾引25歲以下未婚少女離開父母的家庭，全都包括在內。

對得逞的強暴犯將被處以死刑，而且簡單的處死還不足以償其罪惡，不是被活活燒死，就是在競技場被野獸撕成碎片。要是那位處女出面承認是自己願意跟他走，不僅救不了她的情人，連自己的性命也都不保。這當眾處罰的責任交由有罪一方或被害婦女的父母來執行，要是出於人性的仁慈，不願在發生罪行以後將事情張揚出去，以雙方正式結婚來挽救家庭的榮譽，一經發覺，當事人會受到流放和財產充公的處分。奴隸則不分男女，無論是犯了強暴罪或誘姦罪，一律活活燒死，或是施以酷刑，將燒熔的鉛灌入喉嚨。由於這種犯行是公訴罪，對外來的異鄉人也可提出控訴。起訴不受罪行發生時間的限制，判刑可以延及這種不正常婚姻無辜的後代子孫。

但是，當罪行引起的可怕後果遠不及懲罰本身為重時，嚴酷的刑法還是會對人類的情感稍為讓步。這個詔書最引起反感的部分，在後繼的朝代曾加以修改和廢止。甚至君士坦丁本人也經常採取寬恕的行動，對過於嚴酷之處予以補救，這可說是皇帝很特殊的幽默表現，他制定法律極為嚴厲而殘酷，但執行時又顯得寬容，甚至會打折扣。無論是皇帝的性格或是政府的制度，很難找到比這個缺失更具象徵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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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軍事守備有時會干擾政府的施政作為。克裡斯帕斯是位個性和善的青年，接受愷撒的頭銜以後負責指揮萊茵河的防務，由於調度有方，英勇過人，對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作戰贏得了幾次勝利。邊境蠻族懾於他是君士坦丁的長子，也是君士坦提烏斯的孫兒，而產生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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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自己負責多瑙河方面的防務，那邊的狀況更困難，也是最重要的地區。哥特人在克勞狄和奧勒良在位時，知道羅馬軍隊有強大戰力，對帝國的權勢頗為忌憚，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但這些好戰的民族經過50年的休養生息，逐漸恢復實力，新生一代崛起後，不再記得往日的慘狀。位於梅奧蒂斯海邊的薩爾馬提亞人追隨哥特人的旗幟，有時是他們的臣屬，有時又成為盟友。他們組成聯軍衝擊著伊利裡亞這個廣大的區域，坎波納、馬古斯和波諾尼亞發生過幾次圍攻和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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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的戰鬥讓人難以忘懷。

君士坦丁雖然遭到蠻族頑強的抵抗，最後還是佔到上風，哥特人被迫將到手的戰利品和俘虜留下，換取恥辱的撤退。對於無禮的蠻族膽敢進犯帝國邊疆，皇帝在事後還是憤憤不平，因此決心予以嚴懲。他修復圖拉真時代所建造的橋樑，率領軍團渡過多瑙河，侵入蠻族在達契亞防衛最森嚴的隱秘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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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施以最殘酷的報復行動後，不惜紆尊降貴給予哀求的哥特人和平，條件就是只要帝國一要求，他們就要供應他的軍隊4萬名士兵。蓋世功勳給君士坦丁帶來不朽的聲名，有利於國家的安全和穩定，但有些過譽之詞也難免讓人產生疑問。就像歐西比烏斯宣稱，遠到極北之處的所有西徐亞民族，在受到戰無不勝的羅馬軍隊給予的嚴懲後，受到巨大的影響，以致分裂為許多宗派和部族。


 十二、君士坦丁再度統一羅馬帝國(323—324A.D.)

君士坦丁的光榮已達登峰造極之境，不願忍受帝國尚有人能與他並駕齊驅的現實。雖然他與李錫尼的關係並沒有破裂，但他深信憑著才能和軍備的優勢，趁著李錫尼年事已高，而且民怨很深，可以一舉將其征服，連根摧毀這位東部皇帝的勢力。但這位年老的皇帝確知今日之友即明日之敵，已從迫近的危險中驚醒，提振起精神和才智應付激烈的鬥爭。他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否則怎麼配與伽勒裡烏斯建立友誼，榮登帝國的寶座。他立刻徵召東方的兵員，將部隊部署在亞德裡亞堡的平原，艦隊在赫勒斯滂海峽巡弋，全軍有步兵15萬人，以及主要來自卡帕多細亞和弗裡吉亞的1.5萬騎兵。一般認為這兩個地方出產的馬匹非常雄健，比起騎士的勇氣和技術可高明多了。艦隊由350艘三層划槳戰船所組成，埃及和相鄰的阿非利加海岸提供130艘，還有110艘來自腓尼基人的港口和塞浦路斯島，濱海國家像是比提尼亞、愛奧尼亞和卡裡利，也要盡義務供應110艘戰船。

君士坦丁的軍隊奉令在帖撒洛尼卡集結，全軍共有步兵和騎兵12萬人，皇帝對軍威雄壯的隊伍甚感滿意，兵員總數雖然較少，但是列陣戰士反而比東方的對手要多。君士坦丁的軍團從歐洲民風強悍的行省徵召人員，紀律能約束他們的行動，勝利能鼓舞他們的鬥志。何況其中還有大量久歷軍旅的老兵，在這位統帥的指揮下參與過17次的光榮戰役，他們準備以無比的勇氣做最後的奮鬥，俾能在退役時接受最高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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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海上作戰的整備，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較李錫尼處於劣勢。希臘濱海城市按照分配的額度，指派人員和船隻前往著名的比雷埃夫斯港集中，整個聯合兵力大約是200艘較小的船隻，而且戰力相當微弱，要是與古老的雅典共和國參加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所派出的無敵艦隊相比，無論是數量和裝備上都要屈居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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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意大利不再是政府的施政重心，米塞盧姆和拉文納的海軍整備逐漸被人忽略。帝國的造船和海員主要用於商業，而不是為了戰爭，所以在這方面的發展和生產，自然就轉到埃及和亞細亞的行省。那裡的技術不但成熟，而且材料的獲得更為便利。令人感到奇怪之處是，帝國東部能獲得巨大的海上優勢，為什麼不掌握機會，將戰爭帶到對方的疆域，選擇最重要的區位發起攻勢作戰？

李錫尼並沒有採取上述的積極行動，否則會改變整個戰爭的走向。他只是很謹慎地駐紮在亞德裡亞堡附近的營地，等待敵手前來接戰，主要是他已先期在此整建工事，不願放棄既得的地形之利。君士坦丁指揮部隊從帖撒洛尼卡向色雷斯方向前進，直到為赫布魯斯河寬闊的急流所阻，發現迎面小山的陡坡上佈滿敵軍，李錫尼的部隊從河岸一直延伸到亞德裡亞堡。在很多天內，雙方都在進行勝負難分的遠距離前哨戰鬥，最後君士坦丁經過不屈不撓的艱辛工作，終於把通路和攻擊的障礙全部排除。在此要提一下君士坦丁最不可思議的事跡，像這樣的事跡就是在詩文或傳奇小說裡都很難看到。這並非御用文人的吹捧之詞，而是一位對他並不友善的歷史學家的記述。我們所知道的是這位英勇蓋世的皇帝，在12名騎士的陪同下，騎馬奔入赫布魯斯河中，憑著所向無敵的本領，像砍瓜切菜一般，將15萬敵軍打得大敗而逃。

佐西穆斯輕易採信傳聞，沒有用理性思考，對於亞德裡亞堡會戰整個事件，把最難置信的插曲選出來加以修飾和潤色，真正重要的部分反倒沒有提及。君士坦丁大腿所受的輕傷能夠證明君士坦丁所遭遇的危險和他本人的英勇。但無論是從虛構的小說或者是訛誤的史實，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記載，全把獲得的勝利歸功於英雄的勇氣，而不是一位領袖的將道。真實作戰狀況是君士坦丁派出5000名弓箭手，繞到敵人後方佔領一處濃密樹林，結果他們到達此地的意圖，被認為是要伐木建構一座橋樑。李錫尼對敵軍奇特的部署感到困惑，只有放棄有利的陣地，到平原上列出陣式，準備在對等的狀況下與敵人決戰(公元323年7月3日)。這樣一來，條件對他不利，徵集的新兵亂成一團，根本不是西部老兵軍團的對手，據稱有3.4萬人被殺。李錫尼工事環繞的營地在傍晚被攻破，大部分人逃到山區，次日向征服者投降，任憑處置。李錫尼逃進拜占庭的城牆，在裡面固守。

君士坦丁立即著手圍攻拜占庭，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也發生了很多讓人覺得可疑的事件。在內戰後期，拜占庭被認為是歐洲到亞洲的關鍵位置，整個城堡的防禦工事都經過整修和加強，只要李錫尼仍舊控制海洋，守備部隊所受到的危險和饑饉，會比圍攻的部隊還要少很多。

君士坦丁把海上作戰指揮官召到營地，交付明確的任務：要打通赫勒斯滂海峽的航路。李錫尼的艦隊根本沒有擊沉或摧毀弱勢敵軍的想法，躲在狹窄的海峽裡不敢活動，使得數量的優勢無法發揮作用。皇帝的長子克裡斯帕斯奉命執行此一大膽的任務，以無比的勇氣克服萬難獲得輝煌的戰果，受到部隊的推崇和讚揚，也引起父親的猜忌。海上的接戰持續了兩天，在第一天夜晚，交戰艦隊雙方都受到相當損失，各自回到歐洲或亞洲的港口。第二天快到中午時，突然刮起一陣強烈的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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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克裡斯帕斯的船隻衝向敵軍。他掌握戰機發起全面攻擊，在技術和勇氣的配合下，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摧毀敵軍130艘戰船，殺死5000人。亞洲艦隊的統領阿曼達斯歷盡千辛萬苦，才逃到卡爾西頓的海岸。赫勒斯滂海峽的航路被打通，運輸船運來充足的糧食和供應品，抵達君士坦丁的營地，使他可以實施圍攻作戰。他下令築起人工土堤，土堤的高度與拜占庭防壁齊平，在上面建起高聳的木塔，用投射機具發射沉重的石塊和標槍，襲擾守軍使之無法安然休息，同時在幾處地點架起攻城槌，不停衝擊城門或城牆。要是李錫尼堅持在城內防守，就會遭到毀滅的命運。他在被圍以前就審慎安排，把人員和財富搬到亞細亞的卡爾西頓。他經常會找一個副手來分擔責任和危險，於是將愷撒的頭銜授給他手下的一員大將馬爾提尼阿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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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錫尼經過連續幾次挫敗，仍舊保有相當的資源和實力，趁著君士坦丁在拜占庭進行圍攻作戰時，他又在比提尼亞徵召一支5萬到6萬人的新軍。但君士坦丁並沒有忽略他的對手仍在做最後的掙扎，因此將相當多的兵力用小船運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在克利索波利斯(這個地方現在被稱為斯庫塔利)的高地登陸後，立刻發起決定性的接戰。李錫尼的部隊雖然新近編成，武器裝備都很缺乏，紀律也難以維持，卻能夠面對敵軍發揮勇氣做困獸之鬥，然而在毫無希望之下終被打得潰不成軍，有2.5萬人被殺，他們的統帥已難逃覆滅的命運。李錫尼又撤到尼科米底亞，已經沒有希望進行有效的防守，只是想獲得談判的時間。他的妻子君士坦提婭是君士坦丁的妹妹，出面為丈夫求情。這倒不是出於親情，而是策略的需要，君士坦丁在神明面前發誓，提出莊嚴的保證，只要犧牲馬爾提尼阿努斯的性命，以及李錫尼同意退位為民，就讓他的餘生過著平靜而富裕的生活。君士坦提婭的行為加上她與敵對兩派的關係，不由得使人想起那位勇敢的貴夫人——歷史上著名的屋大維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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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既是奧古斯都的姐姐，也是安東尼的妻子。

但人類的性向已有所改變，一個羅馬人為了活下去，就是犧牲榮譽和自由，也不再被認為是件羞恥的事。李錫尼向攻打他的敵手懇求赦免，身著紫袍投身在他的「主子」腳前，在羞辱的憐憫聲中站起來，獲准參加皇室的宴會。接著他被送押到帖撒洛尼卡，那是選來監禁他的地方，他很快就被處死而終結一生。

他的被殺不知是士兵憤而動手，還是奉有元老院的敕令。總之他過去如何對待別人，今天也遭到同樣的下場。按照勝利一方自行訂立的法條，他被控以參加叛亂組織的密謀罪，以及暗通蠻族的通敵罪。但這些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不需任何人證和物證，也不用審判和宣告。或許可以從他懦弱求饒的行為，證明他的清白無辜。
[262]



李錫尼的一生留下了千古的罵名，他的雕像被毀棄，同時皇帝下了一道很急促的詔書，要求把跟他有關的不良風氣盡快改正。所有他制定的法律，以及在他統治期間的審判程序，全部明令廢除。37年以前，戴克裡先把權力和行省分給他的同僚馬克西米安，在君士坦丁獲得勝利以後，羅馬世界又統一在一位君主的權威之下(324 A.D.)。

我們已將君士坦丁從約克登基到李錫尼在尼科米底亞退位的過程，做了詳盡的敘述。不僅是這期間發生的事件本身極為重要且曲折離奇，而且大量臣民和財富的丟失、稅收的不斷增加、窮兵黷武等，已經成為帝國衰亡的主要原因。緊接著的重大變革是君士坦丁堡的奠基和基督教的勝利。


 第十五章 基督教的發展及早期教會的風格、作為、數量和狀況

對基督教的創立和發展過程進行一番坦誠而合理的探討，可以說是羅馬帝國歷史極為重要的課題。當龐大的政體外受暴力凌虐，內遭腐化侵蝕而日趨崩塌之際，一個淳樸而謙卑的宗教，卻不動聲色潛入人心，在平靜和隱蔽的掩護下茁壯成長，忍受反對和壓制，激起奮鬥的精神，終於在朱庇特神廟的廢墟上，樹立起了十字架的勝利旗幟。基督教的影響並非限於某一個特定時期，或僅及於羅馬帝國而已，經長達十三四個世紀的變革後，這一宗教至今仍為歐洲民族所信奉，並在技藝、學術和武備方面開人類先河。經由歐洲人民的勤奮和熱忱，基督教得以在亞洲和非洲最遙遠的海岸廣泛傳播，並借由殖民地的擴張，從北美的加拿大到南美的智利，在古人所未知的新世界中穩固建立起來。

此項探討極其有用且有趣，但也伴隨著很特殊的困難，就是教會歷史資料的匱乏且其中疑點甚多，無法驅散籠罩早期教派的不解之謎。公正的原則，又時常迫使我們不得不揭露出一些平庸的福音導師和無知信徒們不足徵信的看法；而且對一個不置可否的旁觀者而言，他們所犯的錯誤已對所持的信仰投下了一片陰影。但只要他們認為神的啟示是「為我」和「利我」的，那些對虔誠基督徒的惡意污蔑和無知異教徒的虛妄勝利都會消失。神學家樂於描繪出宗教從天而降，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景象。歷史學家卻身負重責，必須揭示出早期教會在塵世和生性軟弱而自甘墮落的人類長期接觸後，無可避免地沾染上過錯和腐敗。

我們想要探討，基督教的信仰對世上所有古老宗教，為何能取得如此重大勝利。對此問題，倒是有一個明顯而令人滿意的答案：基督教的教義產生讓人信服的力量，以及偉大創始者具有支配命運的意志。但這個世界並不見得樂於接受正道和理性，神慧經常不惜利用人性的感情和人類的處境，作為達成宗教目的的工具。因此，或許我們能以謙恭之心，姑且拋開神意這一主要原因，允許我們追問基督教會所以能迅速發展的次要原因何在。看來收效最大、助力最強的原因有五點：

其一，淵源於猶太教狂熱的信仰。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絕不寬容的宗教狂熱，這種狂熱來自猶太教，在接受基督教義取代摩西律法後，已革除原有狹隘而封閉的觀念。其二，永生和來世的教義，加強和改進此一絕對真理，使其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其三，原始教派不可思議的力量。其四，基督徒純潔而嚴謹的德行。其五，基督教的團結和紀律逐漸在羅馬帝國的核心形成獨立自主而日益壯大的宗教王國。


 一、淵源於猶太教的頑固宗教狂熱

前面已提及古代世界的宗教和諧，彼此相異甚或敵對的民族，可以接受相互之間的信仰方式，至少也會表示尊重。只有一個民族拒絕與全人類交往，那就是猶太人。許多世代以來，猶太人在亞述和波斯王朝的統治下呻吟，被視為最下賤的奴隸。從亞歷山大繼承人的陰影中走出來後，他們在東方以驚人的速度繁殖，接著向西方發展，很快引起其他民族的好奇和驚愕。他們維持特殊的儀式和懷揣著對其他民族敵視的態度，非常固執地表現出一個奇異群體的形象，有時甚至不惜公開承認，毫不掩飾地對非我種族的人類抱著難以調解的憎惡。無論是安條克的暴力、希律王的計謀，還是鄰近各民族所做的榜樣，都無法說服猶太人將希臘的神話和摩西的教義結合起來。
[263]



羅馬人根據宗教寬容的原則，對所厭惡的迷信還是給予保護，胸懷寬闊的奧古斯都不惜紆尊降貴，下令在耶路撒冷的神殿為國運昌隆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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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知亞伯拉罕最低賤的後代，是所有人憎惡的對象，他們本應向朱庇特神殿禮拜；征服者的溫和態度，不足以壓制臣民帶有妒意的偏見，看到異教徒的標記傳入羅馬行省，不免感到十分驚恐和憤怒。卡利古拉要將自己的雕像供入耶路撒冷神廟，遭到這個民族的反對，他們對偶像崇拜瀆神行為的恐懼更甚死亡，卡利古拉因而沒有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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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對摩西律法堅信不移的程度，不亞於對外來宗教的憎惡。宗教狂熱和虔誠的涓涓細流，如被逼入一條狹窄的通道，也會猛力奔湧而出，有時甚至可以激起一股翻騰巨浪。

對古代世界來說，這種毫不通融的頑固態度，是如此可厭甚或可笑，由於上帝有意揭示特選子民的神秘歷史，而具有了更可怕的性質。但生活在第二神廟管轄下的猶太人，對摩西宗教表現出全心全意的信奉，與他們先祖決不輕信的態度相比，令人感到吃驚。當耶和華在西奈山的雷鳴閃電中傳授律法的時候，當海潮的升降和行星的運行為方便以色列人而暫停的時候，當信奉或拒絕主而受到塵世的獎賞或懲罰的時候，猶太人卻始終對親眼可見的「神王」的權威進行反抗。耶和華的聖所供奉各民族的偶像，在模仿阿拉伯人的帳篷裡和腓尼基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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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進行的各種荒誕儀式，等到上天對這個不知感恩的民族撤回保護，他們的信仰才獲得加強和淨化。那些與摩西和約書亞同時代的人，目睹無比驚人的神跡卻毫不在意，等受到各種災難的壓力，才對這些奇跡深信不疑，終使得後代的猶太人免於沾染偶像崇拜的習氣。從此，這個民族違反一般人類思想的準則，對親身經歷的實際見證視若無睹，完全屈從遠古時代祖先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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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猶太教的特性和主要內涵


猶太教適合保守的自我防衛，從來無意於征服世界，有史以來新入教者的人數，可能從未超過叛教者。神的應許最初僅給予單一家族，那特殊的割禮儀式只限在單一家族中進行。當亞伯拉罕的後代繁衍得多如海中砂粒時，親口把律法和儀式的體系傳授給他們的神祇，宣稱自己才是以色列全民族的神，以一種特有的關懷和愛護，把受他厚愛的人和其餘的人類分離開來。對迦南土地的征服，伴隨許多奇妙的情況和血腥的殺戮，使獲得勝利的猶太人和所有鄰人處於無法和解的敵對狀態。猶太人奉命剷除偶像崇拜最甚的部落，為了貫徹神意，不因人性的軟弱而遲疑不為。他們禁止與外族通婚或結盟，不得接納外族參加禮拜儀式。有的禁令永久有效，有的則要延續到第三代、第七代，甚至第十代。在摩西律法的條文之中，從來沒有律定對非猶太人宣講摩西教義的義務，猶太人也無意自願承擔起這一責任。

這個不友好的民族在面對接納新市民的問題上，不是基於羅馬人公正的寬大政策，而是出於希臘人自私的虛榮心理。亞伯拉罕的後代感到沾沾自喜，因為只有他們才是與神簽訂契約的繼承人，他們擔心世上的異族輕易分享他們的遺產，降低其所具有的價值。在與其餘種族增加接觸、擴大知識範圍後，也未能糾正他們與生俱來的偏見。以色列的神如果獲得一個新信徒，就應感謝多神教的開闊天性，而不是傳教士的積極行動。摩西的宗教似乎僅為一個特定區域和一個獨特民族而創立。如果嚴格按照律法的規定，每個子民必須一年三次親自前往聖殿朝拜主耶和華，根本不可能離開狹窄的應許之地向外發展，這一障礙由於耶路撒冷神殿被毀滅而消除，但是猶太教的絕大部分內容也隨之絕滅。異教徒長久以來對空無一物的聖所感到驚異，更無法理解一個沒有神廟和祭壇、沒有祭司和犧牲的宗教，能以什麼作為崇拜的對象，又用什麼作為奉獻的工具。可是即使在猶太人處境十分淒慘時，他們仍然念念不忘獨自享有高傲的特權，非但不尋求外來奧援，還盡量避免與外族人交往。他們具有不可動搖的毅力，盡力執行律法的要求，譬如在特殊節日，只食用特殊規定的肉類，還有無關緊要但卻十分煩瑣的生活細節，這些都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厭惡和反感。同時，猶太人堅決反對其他民族不同的習慣和生活方式。僅僅就痛苦而危險的割禮一項，就足以將一個志願皈依者拒於猶太教會堂大門之外。


(二)基督教的淵源和背景


在這種狀況下，基督教用摩西律法的力量武裝自己，但接著又從這種桎梏中解脫出來，在全球各地茁壯成長。他們建立的新體系和古代的舊體系一樣，始終著眼於培養專一教義的宗教真理和崇拜同一上帝的宗教熱情。在有關最高神靈本質和意旨的問題上，他們向人們宣告，無論處於何種環境，都要增強對這一神秘教義的崇敬。他們承認摩西和先知都具有神的權威，這是基督教最穩固的基礎。自世界之始，連續不斷的預言向世人昭告了彌賽亞即將來臨，信徒必須為那天的到來做好準備。這位救世主按照猶太人的看法，表現出國王和征服者的形象，並非僅是一位先知，更是一位殉道者和上帝的兒子。通過他的犧牲為世人贖罪，此後神廟中不完美的祭品全部取消。現在一種純潔的、適用於一切氣候、地區和人類的精神崇拜，取代了徒具形式和虛有其表的禮拜儀式。在入教禮中使用淨水代替人血，獲得神恩的對象不像過去，僅限於亞伯拉罕的後裔，而是普遍應許給自由人和奴隸、希臘人和野蠻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但一切能夠使一個皈依者由地下升到天上，能增強他的虔誠和保證他的幸福，甚或能夠滿足在虔誠的表面幌子下，秘密潛入人心的驕傲特權，仍然僅為基督教會的成員所專有。但是，所有的人在此時都被容許和邀請，獲得這一光榮的稱號，這不僅作為一種恩惠提供給世人，而且是一種強加於人的義務。因而，在親戚朋友中傳播他所得到的無法估量的幸福，告誡他們千萬不要拒絕接受，因為那將冒犯仁慈全能之神的意旨，會被視為罪惡受到嚴厲懲罰。所以，公開宣揚教義成為新入教者最神聖的責任。

無論如何，基督教會從猶太會堂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是經過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困難工作。加入基督教的猶太人，把耶穌看成古代神諭預言的彌賽亞，尊他為德行和宗教兩方面的先知和導師。但他們非常固執，死守祖先的各種儀式，試圖強加於數目日益增多的非猶太人信徒身上。他們以為摩西的律法起源於神，根據永恆完美的偉大創作者所提出的論證，必定有其可信之處。他們非常肯定地表示：首先，在永恆的時間中始終不變的神，若打算取消那些有助於在眾人之中區分出選民的神聖儀式，那他在取消時也必定會和當時宣告時一樣明確與莊嚴；再者，那就不必一再聲明，肯定摩西的宗教具有永久性，而是應該把它說成只是適用於彌賽亞來臨之前的權宜之計，爾後救世主會教導人類更完美的信仰和宗教；最後，彌賽亞以及在人世上和他交往的門徒，不僅不應該做出榜樣，遵守煩瑣的摩西律法，同時應公開向世人宣佈廢除陳舊無用的儀式，這樣一來，基督教就不致和猶太會堂許多教派曖昧地混在一起。這樣的議論似乎被用來作為對「摩西律法」失去存在意義的辯護之詞，但是飽學的聖職人員卻不辭辛勞，對《舊約全書》中含糊的語句和使徒意義不明的行為，用文字和語言做出大量解釋。我們在這裡應該逐步揭示福音教義的整個體系，以十分慎重和委婉的態度，做出與猶太教的意向和成見都難以兼容的裁決。

耶路撒冷教會的歷史，非常生動地證明了這種謹慎措施的必要，也證明猶太教對各教派的思想產生深刻影響。最早一批耶路撒冷主教有15名，全都是受過割禮的猶太人，領導的會眾能夠把摩西律法和基督教義結合起來。這個教會在基督死後僅僅40天就建立起來，許多年裡一直在使徒直接監督下活動。教會的原始傳統，被看作正統基督教的標誌，那是很自然的事，遠方的教會經常受到「母會」的求助，慷慨捐資以解救耶路撒冷教會的急難。

但是，當許許多多富有的教會團體在帝國的各大城市，如安條克、亞歷山大裡亞、以弗所、科林斯和羅馬建立起來以後，各基督教殖民地對耶路撒冷原有的敬重，便在不知不覺中減弱。曾為教會奠定基礎的猶太入教者，或後來所說的拿撒勒人，很快就發現自己已陷入日益增加的會眾包圍之中。數量龐大的信徒都是從各種多神教教派來到基督旗幟之下，至於那些經使徒同意，擺脫摩西宗教儀式沉重負擔的非猶太人，最後卻又拒絕讓更為拘謹的同教弟兄分享當初苦苦爭取的寬容。猶太人的神廟、城市和公共會堂遭到毀滅，拿撒勒人十分傷心，雖然雙方的信仰不同，但出於習慣還是和那些不敬神的同胞始終保持親密關係。這些同胞遭受不幸的原因，異教徒認為是由於最高神靈的鄙棄，基督徒卻更恰當地說，是神對不信的人所施的震怒。

拿撒勒人離開耶路撒冷的廢墟，來到約旦河東岸一個叫作佩拉的小鎮，古老的教會在寂寞淒涼之中，度過60多年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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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能享受經常朝拜聖城的歡樂，從天性和宗教上教導他們對既愛且敬的神廟，抱著有一天能重建的希望。

在哈德良統治期間，猶太人不顧死活的宗教狂熱，終於給自己帶來極大災難。羅馬人為屢次叛亂的行為所激怒，不惜以極為嚴峻和殘酷的態度行使勝利者的權利。皇帝在錫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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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修建被稱為埃利亞·卡皮托利納的新城，給予殖民地特權，公開宣稱任何猶太人如果膽敢走近該城，便將受到極為嚴厲的懲罰。並且他在那裡配置了一隊羅馬步兵以加強對命令的執行。拿撒勒人現在只有一條路，可以避開普遍適用的禁令。現世利益的影響讓真理的力量得以增強，他們選出馬可作為主教。他是一個非猶太人的高級教士，很可能出生於意大利或某個拉丁行省。在馬可的勸導之下，這個教區絕大多數人民放棄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奉行的摩西律法，通過自願犧牲舊日的習慣和傳統，才獲得自由進入哈德良殖民地的權利，這樣一來猶太人就和正統基督教會非常牢固地結合起來。


(三)摩西律法對基督教的影響


當錫安山重新恢復耶路撒冷教會的名聲和榮譽時，創立異端邪說和製造分裂的罪名，加在剩餘一小部分拒絕追隨拉丁主教的不知名的拿撒勒人身上。他們仍然保存佩拉舊日的居留地，逐漸向大馬士革附近一帶的村莊擴展，在敘利亞一處現在名叫阿勒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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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被稱為貝羅依的城市中，建立起勢力並不龐大的教會。要是用拿撒勒人來稱呼那些信仰基督的猶太人，被認為未免過於尊貴，因此他們很快因為心智低劣和處境貧困，獲得伊比奧尼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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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輕蔑的名稱。

在耶路撒冷教會重新恢復數年以後，那些衷心承認耶穌為救世主，但仍繼續奉行摩西律法的人，是否也有得救的希望，這個疑問已經成為引起爭論的議題。殉道者查士丁由於天性仁厚，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雖然他講這話時十分猶豫，但仍然決定為信仰不完整的基督徒著想：只是自己實行摩西儀式，而不對其進行普遍推廣的話，仍可得救。然而，當有人追問查士丁，教會保持何種態度時，他承認在正統基督徒中，很多人不但把猶太弟兄排除在得救的希望之外，而且在一般的朋友來往、互相宴請和社交生活中，也拒絕與他們接觸。憑著常理也可以想到，更為激烈的意見會壓倒較為溫和的看法，因此在摩西的信徒與基督的信徒之間，始終存在一條使兩派分離的鴻溝。不幸的伊比奧尼派被猶太教視為叛教者加以拒絕，而基督教又認為他們是異端分子而加以排斥，這樣使得他們非採取更為明確的立場不可。因而，雖然遲至公元4世紀時，還可以找到這教派逐漸消亡的一些殘跡，但實際上它已不知不覺中消融在基督教會或猶太會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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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正統基督教會對摩西的律法保持一種既不過分尊敬也不無故加以藐視的中立態度時，許多異端派別卻趨向嚴禁和放縱的兩個極端。伊比奧尼派以猶太教普遍接受的真理為依據，斷言它永遠不可被廢除。但是諾斯替教派
[273]

 卻根據思想偏頗的立場，同樣輕率推斷這些「真理」並非「神慧」的產物。有些反對摩西和先知權威性的說法，極容易被一些抱有懷疑思想的人所接受。然而這些意見的產生，是源於人們對遙遠古代宗教的無知，無法對神的安排做出正確判斷。

諾斯替教派的宗教主張十分虛妄，他們在聽到這些反對意見後如獲至寶，毫無顧忌加以大肆宣揚。由於異端派別大多數都反對追求感官樂趣，對於早期主教的廣納妻妾、大衛的風流韻事和所羅門的後宮三千，都一概加以責難。提到迦南土地的征服，純樸的土著居民遭到絕滅，更不知道如何用合乎人性和正義的觀念來加以解釋。他們想到猶太人歷史的每一頁，都為一連串暗殺、處決、屠戮的血腥事件所玷污，只得承認巴勒斯坦的野蠻人對偶像崇拜的仇敵的「憐憫之心」，完全不亞於對他們的朋友和同胞。

撇開解釋律法的不同派別，說到律法本身，諾斯替教派斷言一個僅僅以血腥犧牲和煩瑣儀式為內容，賞罰的性質純粹取決於肉體世界的宗教，絕不可能激發起向善之心，也不會使人盡力克制情慾的衝動。對於摩西的上帝創造人類和人類走向墮落的教義，諾斯替教派用褻瀆的態度加以嘲諷。對於神在六天勞動之後便要休息一天，一直到亞當的肋骨、伊甸園、生命和知識之樹、會說話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輕微過失因而對全人類進行懲罰的種種說法，
[274]

 他們聽聽都感到不耐煩。諾斯替教派褻瀆以色列的神，說他易於衝動和犯錯，對人喜怒無常，睚眥必報，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們對他迷信的禮拜，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澤施於一個民族，局限於短促塵世的一生，因此看不出他在什麼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徵。
[275]

 他們承認，猶太人的宗教不像非猶太人的偶像崇拜，帶來那麼多的罪惡行為，但是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在於，他們將基督降臨人世視為神性光輝的首次顯露，基督的降世是為了把人類從種種錯誤中拯救出來，並向人類昭示一個富含真理和完善的新體制。最博學的神父不惜降低身份，貿然接受諾斯替教徒的詭辯。諾斯替教徒承認他們的說法在字面上與任何一條信念和原則都難以兼容，但是他們認為隱藏在訓誨寓言的寬廣帷幕後面，便絕對安全，不怕受到任何攻擊，因而公然把訓誨寓言向摩西教勢力微弱的教區散播。


(四)基督教產生異端的根源


過去有人頗為明智地指出(雖說不一定真實可靠)，那就是在圖拉真和哈德良當政的時代，大約是基督去世100年之後，教會像處女一般純真，從未受到分裂和異端的破壞。因而大可以放言高論，那個時期救世主的信徒，不論在信仰的理念還是實踐方面，都享有比以後各個時代更大的自由。等到聖餐問題的爭論變得沒有迴旋的空間，優勢教派所發揮的精神影響越來越嚴酷時，它的許多最有名望的擁護者被要求棄絕個人成見，結果這些人反被激怒而更加堅持自己的觀點，力圖探求優勢教派錯誤原則的結論，公開樹起反對教會統一的叛旗。

在被稱為基督徒的人群之中，諾斯替教派一向被認定最為和藹、博學和富有。像這樣顯示學識優越的名號，可能是信徒以此自豪而定名，也可能是嫉妒的對手出於戲弄加在他們頭上。這個教派毫無例外屬於非猶太民族，主要創始人似乎全都是敘利亞人和埃及人，溫和的氣候使人的身心傾向於懶散和虔誠的沉思。諾斯替教派把許多東方哲學，甚至瑣羅亞斯德理念崇高而晦澀難解的教義，如物質的永恆性、存在的兩大原則以及不可知世界奧妙的神職體系等，和對基督的信仰混雜在一起。

基督徒一旦投身到那個廣大的深淵，就完全為混亂的想像所支配，由於宗教的歧路本來就錯綜複雜，無窮無盡，竟在不知不覺中分成50多個小派別，其中最著名的有巴西裡德派、瓦倫提尼安派、馬西昂派以及更後來的摩尼教派。
[276]

 每個教派都把自己的主教、會眾、神學家和殉道者拿出來誇耀。這些異端教派不理正統教會採用的《四福音書》，自行撰寫歷史事跡，按照各自的教義需要，編排基督和十二使徒的言行。
[277]

 諾斯替各教派很快在各方面獲得巨大的成功，會眾遍及整個亞細亞和埃及，也在羅馬傳播開來，有段時期甚至深入西部各行省，絕大部分興起於公元1世紀，盛行於公元3世紀，等到公元四五世紀，由於更為時髦的爭論的流行，再加上教會當局統治權力的高漲，在各方受到壓制和打擊。儘管這個教派常常擾亂內部的寧靜，玷辱宗教的聲譽，但實際上不僅無礙而且有助於基督教的發展。有些非猶太教的信徒，雖然對摩西律法懷有強烈的反感和偏見，但依然有許多基督教教派可供選擇。有的教派不要求入教者未經教化的頭腦先建立神啟的信念，他們的信仰是在加入以後，不知不覺中逐漸強化和擴張。教會之所以能征服許多最頑固的敵手，在這個方面得益不淺。
[278]



但是，正統基督教、伊比奧尼派和諾斯替教派之間，不管在有關摩西律法的神性和責任問題上存在多大的分歧意見，卻同樣抱著宗教狂熱的排他性。教徒在憎惡偶像崇拜方面，不斷受到激勵，而這種反偶像崇拜的嚴酷風格，卻正是使猶太人有別於古代世界其他民族的標誌。有位哲學家把多神教體系看成是人類欺騙和謬誤相結合的產物，總在外表虔誠的面具之下，隱藏著鄙視的微笑。他根本不必擔心這種內在的嘲弄和外表的順從，將會使自己遭到神明的痛恨，這種仇視他既看不見也無法理解。但是，原始基督教徒眼中的異教，卻顯得更為可厭和可怕。

在整個教會和許多異端教派中，普遍存在一種意識——魔鬼是偶像崇拜的創造者和保護人，也是異教徒崇拜的對象。這些反叛的精靈雖然失去天使的地位，已經投入地獄的深淵，但仍然可以在世間到處遊蕩，折磨有罪人的肉體，迷惑他們的心靈。魔鬼很快就發現人心傾向宗教信仰，便極力加以破壞，運用手段消除人類對造物主的崇拜，篡奪神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榮譽。只要邪惡計謀得到成功，魔鬼的虛榮和報復之心便得到滿足，並得到了他唯一還想要獲得的安慰：希望人類各民族捲入罪惡和苦難之中。教徒依據設想不惜公開聲明，魔鬼分工扮演了多神教中一些最主要的角色：一個擁有朱庇特的名號和權力，另一個裝扮成埃斯庫拉庇烏斯的形體，第三個變成維納斯，第四個也許是阿波羅。
[279]

 他們憑借長時間的經驗和來去如風的專長，完全能夠以熟練的技巧和莊嚴的姿態，扮演所擔任的角色。他們潛伏在神廟中，創立各種節日和祭禮，編造神話和發表神諭，常常還可以表演一些奇跡。基督徒在邪惡思想的影響下，很容易對一些超自然的現象做出自己的解釋，他們受其擺佈，甚至渴望接受異教徒神話中最荒唐的故事。就一個基督徒而言，這類信念伴隨著恐怖的後果。即使對某一個民族的宗教表達極微末的敬意，也被看作是向魔鬼的直接崇拜，以及對上帝尊嚴的冒犯。


(五)福音教義的純潔性


由於存在著這種見解，因此一個基督徒力求保持自己的純潔，不為偶像崇拜所玷污，便成了他的首要職責，也會帶來很多磨難。每個民族的宗教不僅僅是規定的信條，在學校中教誨和在廟宇中宣講，多神教的無數神祇和祭祀儀式，都和各種情況下的工作、娛樂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要想完完全全避開相互之間的聯繫，同時又不放棄人類的一切交往，以及自己的一切社會職務和娛樂，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280]

 有關戰爭與和平的重大決策，事先或事後都要舉行莊嚴的祭禮，政府官員、元老院議員和軍人都必須前往主持或參加。
[281]

 公眾的遊行活動是異教徒祭典的重要組成部分，充滿歡欣的場面。皇帝和人民為慶祝某一神明的特殊節日而舉行的各種競技比賽，被視為諸神會接受的最好祭品。
[282]

 基督徒出於對上帝的敬畏，避開可厭的競技場和戲院，發現自己在一切歡樂宴會上都會落入可怕的異教陷阱之中。每個歡宴場合都有朋友在召喚慈悲的神明，紛紛酹酒敬神相互祝福。
[283]

 當一個新娘假裝掙扎不肯出門，被迫在盛大的婚禮中跨過新居的門檻；或一支淒慘的送喪隊伍，緩緩向火化堆行進時，
[284]

 基督徒在這種十分有趣的場合，卻只好被迫離開他最心愛的親人，絕不願沾染邪教儀式帶來的罪過。任何與偶像的製造和裝飾有關係的技術或行業，都屬於罪惡的偶像崇拜活動，這可是一個嚴厲的判決，社會上從事自由業或手工業的絕大部分人員，都會因失去工作而陷入永恆的苦難之中。如果我們放眼看看那眾多的古代遺跡，我們將會覺察到，除了直接表現神明的偉大和用來進行禮拜的聖器外，希臘人憑著優良的技術，製作出來用以奉獻神明的優美形象和動人故事，全是異教徒的房屋、衣服和傢俱上最華美的裝飾，甚至音樂和繪畫藝術以及辯才和詩歌的技巧，也莫不是出於同一個不潔的來源。在基督教神職人員的描述下，阿波羅和繆斯是地獄精靈的喉舌，荷馬和維吉爾則是最出色的奴僕，通過天才的創意，生動有力的美麗神話注定只能用以歌頌魔鬼的光榮事跡。甚至在希臘和羅馬的普通語言中，同樣充斥許多大家熟悉的褻瀆用語，一個粗心的基督徒可能不小心脫口說出，有時聽到也只有無可奈何。
[285]



這種到處埋伏著的危險誘惑，隨時準備向不曾提防的信徒發動襲擊，在莊嚴的節日裡更會加強攻勢。一整年之中，各種節慶組合配置得如此巧妙，使得迷信活動不僅充滿娛樂，而且常常還帶有善行的表象。
[286]

 羅馬的宗教儀式常常在最神聖的節目中出現，像是慶祝新年的活動，為公眾和私人的生活祝福，盡情在神明前面悼念死者和懷念生者，確定不可侵犯的財產界限，在大地春回時求神保佑五穀豐登，表示對羅馬城的奠基和共和國的建立這兩個重大日子永矢弗諼，以及在農神節的縱情狂歡中恢復原始人類的平等地位，這些都可以算在內。基督徒對此種極為平常的場合，也會表現出猶豫和矜持的態度，從而可以想見他們對瀆神的宗教儀式是何等深惡痛絕。在普通的歡慶節日裡，古人按照習俗在大門上裝飾燈籠和桂枝，頭上戴著花環，這種無傷大雅的風俗一直被當作民間傳統寬容對待。然而，從基督徒的立場來看，大門是在家神的保護之下，桂枝是崇拜月桂女神
[287]

 的聖物，花環雖然常常戴在頭上作為喜慶和哀悼的象徵，最早卻使用於迷信活動的儀式之中。基督徒在這類問題上被勸說順從本國風俗，遵守行政長官命令，但他們仍然會戰戰兢兢始終憂心如焚，唯恐受到良知譴責，受到教會非難，受到上帝懲罰。
[288]



這就是為了維護福音教義的純潔，絲毫不受偶像崇拜風氣的污染所必不可少的常備不懈的警惕之心。依據舊有傳統公開或私下進行的迷信儀式，因原有宗教的擁護者受到教育和習慣的影響，一直仍在漫不經心地奉行。每當他們那麼做時，他們便給基督徒提供了一個可以公開表示激烈反對的機會。基督徒正是通過這類經常發生的抗議活動，不斷加強自己對信仰的堅貞。隨著宗教狂熱的增加，他們也便能夠運用更強大的力量進行反對魔鬼帝國的神聖戰爭，最後必然取得更大的勝利。


 二、基督教永生和來世的教義

西塞羅針對有關靈魂永生的問題，在著作中
[289]

 以最生動的筆墨，描述古代哲學家的無知、謬誤和迷惑。

有些哲學家想要讓門徒免除對死亡的恐懼，便告訴他們一個極為明顯但不免有些悲慘的道理：人的生命走向終點的同時也解除了人生的苦難，人不復存在便也不再有任何痛苦。

但也有少數希臘和羅馬的智者，對人生抱有更崇高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正確的理解。儘管我們也承認，在這種崇高的探索中，他們的心智常常為想像所左右，這些想像又為虛榮心所激勵。他們看到自己智力所及的範圍是如此廣闊，難免會自鳴得意，就會在極其深刻的思索和極為重要的作為中，全力施展記憶、想像和判斷的才能。他們想到自己超越死亡和墳墓的界限，苦苦追求萬古流芳的名聲，絕不願把自己看成田間的野獸。即使他們對某種高貴的生物無比讚賞，也只能限於尺土之內和幾年的歲月之中。於是他們帶著一廂情願的見解，進而求助於形而上的科學，更正確的說法是形而上的語言。

這些智者很快發現既然沒有一種物質具備運用思維活動的特性，那麼，人的靈魂便必然是一種與肉體完全不同的實體，只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純潔簡單而又不可分解，在脫離形骸的禁錮之後，能感受到更高等的美德和幸福。從這些似是而非的崇高原則中，那些踏著柏拉圖足跡前進的哲學家，得出一個非常不合理的結論，因為他們不但肯定人的靈魂將從此永生，而且過去也一直長存，這樣他們就十分草率地把人的靈魂看作是瀰漫和支持整個宇宙無限的自在精神的一部分了。
[290]

 這樣一種脫離人類感官和經驗的學說，可以讓有哲學頭腦的人士用來消閒解悶。或者，在寂寞無聊之中，為低沉的心志帶來一絲安慰。但是個人在學習時所獲得的淡薄印象，很快會被現實生活的人際來往和世俗事務所磨滅。詳細體察生活在西塞羅和最初幾位愷撒時代的著名人物的行為、品格和動機，從而可以斷定，人生在世所作所為，從來不會因為死後的功過和賞罰而有所顧慮。在羅馬法庭上以及在元老院中，最有能力的演說家絲毫不怕引起聽眾的反感，公開揭露這種學說純屬荒唐的無稽之談，並稱它早已被每一個受過開明教育、頭腦清醒的人所摒棄。


(一)永生教義的哲學含義


哲學所能達成的最崇高的理想，也不過模模糊糊指出，人們對來世的願望、希求，或最多是其存在的可能性。那麼除了神的啟示，再也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肯定，脫離肉體的靈魂飛翔到無法覺察的空間，存在於不可見的世界，並且描述出陰間的真實狀況。但是我們可以見到希臘和羅馬的民間宗教存有下列缺失，難以承擔永生來世的重責大任：

其一，神話體系欠缺一個確鑿而牢固的支撐，經由竊取手段以獲得權威的說法，已為異教徒明智之士所否定。

其二，畫家和詩人任憑幻想描述地獄的情況，在其中安置許多幽靈和妖魔，獎賞和懲罰又毫無正義可言，以致一個對人心最為親切的嚴肅真理，竟被毫無章法的虛幻情節所壓抑和玷污。
[291]



其三，希臘和羅馬虔誠的多神教徒，很少把來世生活的學說看作一個基本信條。

眾神的意旨，就其與公共社會的關係而非私人社會的關係而言，主要顯現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人們在朱庇特和阿波羅聖壇前祈求的願望，已經很清楚表明，崇拜者關心今世的幸福，對於來世的生活不是毫無所知，就是不感興趣。有關「靈魂不滅」這一重要真理，曾經在印度、亞述、埃及或高盧大事宣揚，獲得相當成就。我們不能把這種差別歸之於野蠻人具有超越時代的知識，只能說是受到祭司制度的影響，那些祭司利用道德動機將其變成推動個人野心的工具。

我們或許會想到，對宗教而言如此重要的原理，早該用肯定的詞句向巴勒斯坦的選民親自講明，至少也要將這事托付給亞倫
[292]

 ，因為只有他具有世襲祭司的身份。當我們發現，摩西律法沒有靈魂不滅一說，便只能讚美天意的神秘安排。
[293]

 關於來世的問題，先知言辭隱諱，在遭受埃及人和巴比倫人奴役的漫長歲月中，猶太人的希望和恐懼，始終限制在今世生活的狹窄範圍之內。居魯士允許被放逐的民族回到應許之地，以及以斯拉
[294]

 重新恢復宗教的古代記錄以後，耶路撒冷逐漸出現兩個著名的派別——撒都該派和法利賽派。
[295]

 前者的成員多來自社會中較為高貴和富裕的人家，嚴格遵守摩西律法的明文規定，非常虔誠地拒絕承認靈魂不滅之說，因為他們奉為信仰唯一準則的聖書，並未肯定這種說法；法利賽派則在聖書之外，加上一些權威性的傳統說法，接受東方民族的哲學和宗教中的純理論性教條，於是關於氣運和宿命、天使和精靈以及死後的獎懲等說法，都列入新的信條之中。

法利賽派處世態度嚴肅，早已受到猶太人團體的接納，靈魂不滅之說在亞斯漫尼家族
[296]

 的君主和大祭司統治時期，成為會堂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猶太人性格不像多神教徒冷漠和倦怠，只要求得心靈滿足就不會有別的念頭。一旦猶太人承認死後世界的觀念，就會用整個民族的狂熱全力信奉。不過，猶太人的這種狂熱並沒有為其增加可信的證據，甚至也沒有加強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有關永生和來世的學說，雖然為自然所提供、為理性所贊同和為迷信所接受，仍須依靠基督的權威和榜樣，來肯定具有神性的真理。

如果現在向人類提出，只要接受福音的信仰，遵守有關教條，就能保證獲得永恆幸福，對於如此優厚的條件，羅馬帝國的各種宗教、各個階級，以及各行省，都有為數眾多的人欣然接受，那是不足為奇的事。古代基督徒受到鼓勵要鄙棄現世生活，很自然地會相信靈魂的永生，有關這一方面，近代多疑而不完美的信仰，使我們無法具備此種概念。在原始基督教會中，真理的影響力無論實用價值和古老程度如何，還是值得大家尊重。這樣一來，與實際經驗難以兼容的意見，也能為大家所接受。當時人們普遍相信，世界末日將臨，天國近在眼前。使徒的預言中提到此一奇妙事件即將發生，這種說法由最早期的信徒一直保存下來，對基督的言論一字一句都能虔誠接納的人們，則像大旱之望雲霓。在曾經目睹基督混跡人間，為猶太人在韋斯巴薌或哈德良治下所受苦難做見證的那一代人完全去世之前，「人子」將第二次光輝燦爛地在雲端中出現。17個世紀的變革，教導世人不要對神秘的預言和啟示過於深究。但是只要容許此一受誤導的觀念，為達成明智的目的，在教會中繼續存在下去，便會對基督徒的信仰和實踐產生極為有利的影響。永遠懷著敬畏的心情，期待一個新時刻的來臨，那時整個地球和各種族的人類都將在神聖的審判者面前戰慄。
[297]




(二)千禧年和原罪思想


古代在民間普遍流行的千禧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臨有密切關係。神創造世界的工作是在6天之內完成的，根據先知以利亞(Elijah)
[298]

 的說法，這6天的長度算到現在應該共合6000年，
[299]

 從而知道用於工作和競爭的漫長時期即將結束，
[300]

 隨之而來的便是歡樂的安息日，要有1000年之久。基督帶著功德圓滿的聖徒，還有少數避開死亡得以神奇復活的人，共同來治理人世，直到指定最後讓人類全部復活的那一天。這種希望使信徒喜不自勝，於是，新耶路撒冷這個幸福天國的所在地，很快便以人們能想像得到的最神聖的色彩裝飾起來。但這種只有純淨的精神歡樂的幸福，對仍然具有人的天性和情感的居民來說，未免過於理想和崇高。一個充滿田園生活樂趣的伊甸園，不再適合羅馬帝國普遍存在的高標準的社會生活。於是他們用黃金和寶石修建起了一座城市，郊區到處都超現實地堆滿穀物和美酒，幸福和善良的人民自由享受自天而降的物產，不會受到保護私有財產法律的限制。
[301]



這種肯定千年盛世即將來臨的說法，從親自與使徒嫡傳弟子有過交往的殉教者查士丁和伊裡奈烏斯，
[302]

 到曾充任君士坦丁兒子的老師的拉克坦提烏斯，
[303]

 都有相同的說法，其後一代一代的神父都曾不厭其煩反覆加以申告。儘管並非所有的信徒都接受這種說法，但在正統基督教信徒的心目中，始終佔有主導地位，正好吻合人類的希望和恐懼心理，在促進基督教信仰的發展上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但等到基督教會龐大的結構即將完成時，這種臨時的支撐即被拋到一邊。基督親自治理人世的論點，最初被當作神秘的寓言來看待，後來逐漸被視為可疑而無用的見解，最後則被認為是異端和宗教狂熱分子杜撰的邪說，被整個加以捨棄不予理會。這個神秘的預言至今仍是構成神聖教規的一部分，被認為可以發揮安撫人心的作用，因而免於遭到教會禁止的命運。
[304]



在基督的門徒得到應許，可以得到暫時統治人間的幸福和榮耀的同時，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卻被指明將遭受災難的襲擊。新耶路撒冷的修建工作將和神秘的巴比倫的毀滅同步進行，只要君士坦丁以前那些皇帝信奉偶像崇拜，羅馬城和羅馬帝國就會遭到巴比倫的命運。一個繁榮的民族無論是道德和肉體方面，都會受到一連串天災人禍的損害。內部的紛爭和來自北部荒野地區兇惡蠻族的入侵、瘟疫和饑饉、彗星和日食月食以及地震和洪水，不過是羅馬將面臨空前浩劫的先兆和預警，等到最後那一刻，西庇阿和愷撒家族統治過的國土將被天火焚燬。那七山之城連同宮殿、神廟和凱旋門，都將埋葬在烈火和硫黃的狂焰之中。不過，好虛榮的羅馬人還可以聊以自慰，他們的帝國正好與整個世界共存亡。這世界如同過去一度絕滅於洪水一樣，注定第二次要被大火迅速摧毀。

有關這將普遍出現的天火問題，基督徒的信念有幸和東方的傳統說法、斯多噶學派的哲學以及大自然的現況十分吻合。即使拋開宗教角度來考慮，將意大利選作大火發生的起點和主要場地的國家，自然和物質的條件也最適合於達到此目的。那裡有深邃的洞穴和硫黃的礦床，以及包括愛特納、維蘇威、利帕裡
[305]

 在內許多經常噴發的火山。一個頭腦冷靜無所畏懼的懷疑論者，也沒有辦法否認，很有可能世界體系最後會毀滅於一場大火之中。基督徒聽從傳統說法和聖書的解釋，並非以理智推斷作為信念的基礎，懷著恐懼的心情，不僅相信而且期待即將來臨的事件。由於他們心中永遠存著可怕的想法，認為在帝國發生的災禍，是這個世界瀕臨毀滅無可置疑的先兆。
[306]



基督教徒由於對神性的無知或懷疑，將最明智和最高尚的異教徒治以重罪，現代人的理性和人道觀念，無法接受這種做法。
[307]

 始終具有堅定信仰的原始基督教會，毫不猶豫地把絕大部分人類歸入應受永恆懲罰的範疇內。在福音之光升起前，求助於理性之光的蘇格拉底或其他古代哲人，還可容許抱有獲得赦免的希望。
[308]

 但那些在基督誕生或去世後，仍然頑固堅持崇拜魔鬼的人，被激怒的神絕對不可能給予正義的寬恕。這種在古代世界不存在的嚴酷情緒，似乎在博愛與和諧的體系中注入了一種苦楚精神。血緣和友情的紐帶，常被不同宗教信仰所產生的怨恨摧折。基督徒發現自己在這個世上始終遭受到異教勢力壓迫，出於憤恨和精神上的自傲，而盡量陶醉在未來的勝利中。態度嚴肅的德爾圖良叫喊道：

你們這些異教徒喜愛熱鬧場面!那就等候最龐大的熱鬧場面——世界末日最後永恆審判的到來吧!當我們看到那麼多驕傲的君王和出自幻想的神明，呻吟在最底層的黑暗深淵裡面；那麼多曾經迫害過上帝名聲的官員，消熔在比他們用以焚燒基督徒更為猛烈的火焰之中；那麼多明智的哲學家和受愚弄的門徒，在熾熱的烈火中燒得通體發紅；那麼多著名的詩人，在基督而不是在密諾斯
[309]

 的法庭上戰慄；那麼多的劇作家表達他們自己所受的苦楚；那麼多舞蹈家在火中跳動時，我將會多麼快慰，多麼開懷，多麼歡樂，多麼狂喜啊!

這位狂熱的阿非利加人用以描繪地獄情景的那種虛妄自大而毫無情感的俏皮話還遠不止於此。我們的讀者基於人道主義精神，定會允許我將其餘部分避而不提吧!
[310]



在原始基督徒當中，毫無疑問有許多人的性情更符合所信奉的友愛和仁慈精神。當他們的朋友和同胞面臨危險時，他們能抱持真正的同情，不惜竭盡所能，把他們從迫在眉睫的毀滅之中拯救出來。多神教徒沒有人給予照顧，遭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恐懼的襲擊時，不論是他們的祭司還是哲學家，都不能為他們提供任何可靠的保護，很容易被永世折磨的威脅所嚇倒。這種恐懼增進信仰和理智的發展，如果他們有一天忽然想到，基督徒的宗教是最完美和最明智的選擇，那麼改變信仰就會勢在必行。


 三、原始教派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

據稱基督徒生前也具有非常人所有的超自然力量，這必然使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感到稱心如意，同時，這也常常促使一些教外人士改信基督教。除了偶然狀況下發生的特異事件，神為宗教的利益暫時中止自然法則的作用，親自干預而形成神跡之外，基督教教會從使徒和早期弟子的時代開始，
[311]

 便一直宣稱擁有各種法力。像是會說多種語言、具有通天眼和預言吉凶的天賦；有伏魔驅鬼、醫治疾病和使死者復生的能力。伊裡奈烏斯提到，與他同時代的人當中，經常聽說有人被神授予了通曉外國語言的能力，不過伊裡奈烏斯向高盧的土著宣講福音時，卻被野蠻民族的方言弄得不知所云。無論是在清醒還是在睡夢中，得到來自神的靈感、見到神靈顯形、可以傳達神的旨意都被認為是無上恩典，包括婦女、老人、兒童和主教在內，這些恩典不分階層授予各個等級的信徒。當他們的虔敬之心經過長時間的祈禱、禁食和守夜，做好接受異乎尋常感情衝動的充分準備後，便在一種迷糊狀態中完全失去理智，在極度興奮中說出從神那裡得到的靈感，完全和任人吹奏的喇叭和笛子一樣，成了神明的喉舌。

我們可以附帶說明一下，這些幻境所要達成的目的，絕大多數都是揭示教會未來歷史，指導教會當前任務。有些不幸的人遭受魔鬼折磨，從他們身上驅除魔鬼被看成宗教的一項尋常的工作，但對他們來說卻是極為重要的勝利，一再被古代護教者指為基督教最令人信服的真實證據。這種可怕的驅鬼儀式，通常都在眾多的觀眾面前公開舉行。患者的苦痛當場由驅魔師的法力和法術消除，觀眾還可以聽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稱自己原是古代一個不知名的小神，不該褻瀆神靈，妄想篡奪人類的崇拜。但是我們只要想一想，大約在公元2世紀末的伊裡奈烏斯時代，死人復活也不是什麼稀罕事。而且只要是情況需要，當地的教會便會組織大批齋戒的會眾一同祈禱，以重演這種神跡。連那個隨著他們的祈禱死而復活的人，也能在這些人當中長時間生活下去。如果真有其事，那麼說到神奇的治病法術，不論治癒什麼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再引起人們的驚奇了。在這樣一個時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麼多戰勝死亡的例證，有些懷疑派的哲學家卻仍然拒絕承認這類現象，照舊嘲笑人能復活的說法，似乎有點讓人難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貴族的希臘人，曾拿這一點作為全部爭論的基點，他對安條克主教提奧菲盧斯說，如果能夠讓他親眼看到有人確實死而復生，他便將立刻信奉基督教。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位東部首席教會的主教，儘管迫切希望他這位朋友能皈依基督教，還是覺得拒絕這一公平合理的挑戰方為上策。

原始教會的神跡，在得到許多代人的承認之後，近來有人通過深入研究，否定了宗教奇跡的存在。
[312]

 這種研究雖然得到公眾的普遍讚許，但是無論在本國還是在歐洲各地，卻受到新教教會神職人員廣泛的責難。
[313]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並非完全來自某種特殊論點，倒是因為受到我們研究和思考問題的習慣的影響，要讓我們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須有充分證據。一個歷史學家的職責，不是要求他在這場微妙而重要的爭論中夾入他自己的見解。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否認，要採用一種能調和宗教和理性二者利益的理論，確有困難。更難的是，要將這種理論恰當運用，保證不出差錯，不自以為是，能準確劃定那一幸福時代的界限，不致將成因歸於超自然的天賦。從最初那位神父到最後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聖徒、殉道者和神跡，從未有片刻間斷。迷信的發展進程是如此緩慢，幾乎讓人無法覺察。因此，我們根本不知應當從哪個特定環節截斷這根傳統鏈條。每個時代都能為那些使它有別於其他時代的奇異事件充作見證，而它的見證在可信度和份量上不低於前代所提的憑據。如果我們不能像公元2世紀時，用相信查士丁和伊裡奈烏斯那種程度
[314]

 來對待公元8世紀時值得尊敬的比德或12世紀時神聖的伯納德，
[315]

 那我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領上一條責備自己前後矛盾的道路。

若任何這類神跡的真實性要依靠表面的實用性和正當性來獲得承認，那麼我們知道，每個時代都有許多不信教的人要勸化，許多異端分子要駁斥，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要使之皈依，不管何時都能找到上天應插手其事的足夠動機。既然每個信徒接受神的啟示就會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實性，而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又肯定那種法力已不復存在。那麼非常明顯，必然有過一個時期，這種法力不是突然之間，就是逐漸在基督教會中消失。

我們不管把那個時期安排在哪一個時代，是使徒去世的時代，是羅馬帝國改奉基督教的時代，還是阿里烏斯異端
[316]

 歸於消滅的時代，說來全都一樣。但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基督徒竟會毫無所感，同樣讓人感到十分驚訝。或者，他們仍舊假裝具備那種失去的神奇力量，這樣，妄信代替了信仰的職能，狂熱被允許冒用神靈感召的言語，把一個偶然或人為安排的事件所產生的效果全歸於超自然的原因。

新近發生的真正神跡的經驗，可以教導基督教世界的人們認清天道的規律，眼睛(如果可以使用這個不恰當說法的話)習慣於「神工」的風格。如果近代某位有才能的意大利畫家，竟敢冒用拉斐爾或科勒喬的名字，
[317]

 來提升拙劣模擬作品的聲譽，這種狂妄的欺騙行為一定很快被揭穿，遭到公眾憤怒的斥責。

原始基督教會自使徒時代以後，不管對神跡問題抱有何種想法，這種在公元2世紀到3世紀的信徒中，如此顯著存在的什麼都信的溫和性格，無疑會對真理和宗教的起因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等到了現代，一種潛在而且不懷好意的懷疑主義，始終糾纏著虔誠信徒的思想。人們多半都不相信對超自然力量的真實性，只是出於一種冷漠而被動的認可。我們的理智和想像，在長時期觀察和尊重大自然始終不變的秩序的情況下，對於親自去證實神可見的行動，實在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階段，人類的情況與現在完全不同，教徒中最有好奇心和最易輕信的人，常常受到勸說去參加一個聲稱具有神奇法力的團體。原始基督徒永遠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他們的思想經過訓練，習慣於相信絕對違反常情的事物，他們感覺到，或者自以為感覺到，在他們四周到處都有魔鬼在不斷對他們進行襲擊。他們從神的顯靈中得到安慰，從預言中獲得教導，依靠教會的祈禱使自己從危險、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來。他們對真實或想像中的奇異事跡，常常自以為是目標、工具和證人。他們非常愉快地以同樣輕鬆但卻更為合理的態度，接受福音史上確鑿有據的奇跡。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不曾超過他們經驗範圍的神跡，就能產生啟發作用，使他們具有高度的信心，去接受顯然超出理解能力的不可知奧秘。正是這種超自然的真實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義下得到百般讚揚，這樣一種心理狀態，被視為獲得神的恩典和未來幸福的可靠保證，被描繪為基督徒最高或唯一的美德。按照學者非常嚴格的說法，一些非基督徒同樣可以實踐的美德，經過證明並不具有任何價值和功效。


 四、原始基督徒的信仰與美德

原始基督徒總以美德來顯示他們的信仰，並認為對神的信念能夠啟發或克制人的理解能力，同時淨化信徒的心靈，指導他們的行動。基督教中第一批肯定同教兄弟純淨性的辯護士，以及稍後一段時期讚揚先輩聖潔的作家，都曾以極其生動的色彩展示了如何通過福音的傳播，來向世人推薦生活習性的改革。既然我的意圖只是想說明支持天啟發揮影響力的人為因素，那麼就只須簡略地提出原始基督徒與同時代的異教徒或他們墮落的後代相比，更為純潔和嚴肅的兩種動力：為過去的罪惡懺悔，以及值得稱許的維護自己所屬社團名譽的意願。


(一)原始教會贖罪的觀念


從很早開始，沒有信仰的人基於無知或惡意，指責基督徒誘使十惡不赦的罪犯參加他們的教派。這些人一旦有悔改之意，便極易信服，各個廟宇的諸神絕不會輕予寬恕的惡行，只要依靠受洗的淨水便可以除去罪孽。這種受到歪曲的責難獲得澄清之後，既增加了入教的人數，也提高了教會的聲譽。基督教的友人可以正大光明地承認，許多名聲顯赫的聖徒，在受洗以前都是無可救藥的罪人。那些過去在塵世上雖不夠完善，卻能一直遵循仁愛和寬厚原則的人，從個人行為端正的意識中得到一種恬靜的滿足，不易受到突然迸發的羞愧、悲傷和恐懼情緒所侵擾，也正是這種情緒感化了心靈，促成許多人的皈依。傳播福音的教士，傚法神聖的救主，對於那些因罪行受到良心譴責，常常自食惡果的人，尤其是女人，並沒有採取鄙視的態度。他們一旦從罪惡和迷信中掙脫出來，看到光榮的永生，便會抱定決心終生致力於善行和懺悔。追求完美和至善將成為他們靈魂的主導情緒。大家都知道，理智只關心冷漠無情的庸俗，激情促使我們以勇猛的步伐，跨越兩個對立極端之間的鴻溝。

當新近改宗的人員加入信徒的行列，參與教堂禮拜活動時，便會發覺自己已經提升精神的層次，思想變得純淨，舉止變得穩重，不致再度陷入過去混亂的生活。任何一個特定的社會組織，要是和所屬的民族團體或宗教信仰脫離，馬上就會引起注意和招人忌恨。一個社會組織的人數愈少，名聲便愈會受到成員言行的影響。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提高警覺，自我要求，同時也要注意同教弟兄的言行舉止，因為他既然分享共同的榮譽，必須準備蒙受共同的恥辱。當比提尼亞的基督徒被帶上小普林尼的法庭時，他們非常懇切地向這位前執政官保證，絕不可能進行任何違法的陰謀，因為他們已立下莊嚴的誓言，絕不犯偷竊、搶劫、通姦、偽證和詐欺等擾亂社會公眾和私人安寧的罪行。過了一個世紀後，德爾圖良還很誠心地誇口說，除了宗教的原因，很少有基督徒死於劊子手的刀斧之下。他們過著嚴肅的遁世生活，憎惡當時人們的驕縱和奢侈，習慣奉行廉正、淡泊、儉樸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於大部分教徒都從事某種手藝和行業，有責任行使誠實和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人對他們外表的聖潔所產生的懷疑，也由於世人對他們的鄙視，因而鍛煉出謙虛、溫和以及忍耐的習性。他們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緊密地彼此團結在一起。他們之間互相關懷和毫無猜忌的信賴，使許多非基督徒都非常欽佩，也常給虛情假意的朋友以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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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重視品德的具體做法


有關原始基督徒的品德，有一種情況的確真實可信，那就是連他們的過失和錯誤，都是由於過分重視品德所造成。教會的主教和神學家，已經證實他們的言辭具有權威，能影響同時代人的信念、原則和實踐，但是對聖書的研究，可說是虔誠有餘而學能不足，完全按照文字的含意來接受基督和使徒的嚴格教義，不像後來那些明智的註釋家，用更靈活、更形象化的方式予以解釋。深具宗教熱情的神職人員，意圖使福音教義的至善超出哲學的智慧之上，把宗教上修煉、淨化和忍耐的職責，推到了一個在我們今天這種虛弱和腐敗的狀態中，幾乎不可能達到、更是無法長期保持的高度。像這樣一種崇高的教義，必然會引起人民的敬仰，但是卻不易獲得世俗哲學家的讚許，因為這些哲學家在短暫人生中的作為，只從自然感覺和社會利益的角度來加以考慮。

人類高尚和開明的天性中，可以區分出兩種非常自然的傾向——愛「知」和愛「行」。前一種愛好如果受到學業和藝術的熏陶，社會交遊和友情的切磋，經由節儉、健康和名譽的關注以糾正可能的偏差，可以成為個人生活中幸福和快樂的源頭。愛「行」是具有更強烈、更難預測性質的基本原則，常常導致憤怒、野心和報復的行動，但是如能用公正和仁愛之心加以指導，便能成為一切高尚品德的根基，再配合以相應的才能，則一家、一地或者一個帝國，都會因他一人無所畏懼的勇武精神而獲得安全和繁盛。因此，我們把大多數可喜的特性都歸於愛「知」，大多數有用和令人起敬的特性都歸於愛「行」，「知」「行」兼備而且彼此和諧相互結合的性格，似乎就是最理想的完美人性。冷漠無情和無所作為的性格，可以說是二者皆不具備的性格，便應該遭到全人類一致的唾棄，因為既不能使個人獲得幸福，也不能為世人謀得公共的福利。但是，原始基督徒完全無意使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成為可愛或有用的人，所以他們既不愛「知」也不愛「行」。

思想開明的人士，把閒暇時間用以增進知識，訓練自己的理性和想像，毫無保留地與別人進行快意的交談。嚴肅的神職人員，把有趣的消遣當成無益於靈魂獲救的知識，將愉悅的交談視作濫用語言才能的罪過，不是表示厭惡加以拒絕，就是極其小心勉強接受。在我們所處的生存狀態中，肉體與靈魂的關係是那樣密不可分，因此我們同時追求著兩者，用一種無害而溫和的方式與忠實的伴侶分享兩性的喜悅。然而，虔敬的前輩對這個問題抱著另外的看法，他們妄圖模仿天使的完美，竟然裝出厭惡一切塵世和肉體的歡樂。實在說，我們的某種感官乃為生命的綿延所必需，另一些需要賴以維持生命，更有一些能夠獲得信息，在此種狀況下，拒絕使用感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的歡樂引起的激動，被指為對感官的濫用。那些沒有感覺、等待進入天堂的人，他們所接受的教導，不僅要抗拒味覺和嗅覺最普通的誘惑，還應閉耳不聽世俗的樂聲，用冷漠的態度看待人類藝術最完美的成就。鮮艷的服飾、豪華的住宅、優美的陳設，都被看成是具有驕奢和荒淫雙重罪惡的象徵。對於肯定自己有罪卻不能肯定自己一定得救的基督教徒來說，儉樸和愁苦的外觀對他們更為適合。

神職人員對奢侈的指責，不僅非常細密而且極為詳盡。他們基於宗教的虔誠對許多物品感到憤怒，如假髮、白色以外所有顏色的衣服、樂器、金銀製作的花瓶、鴨絨枕頭(雅各把頭枕在石頭上睡覺)、白麵包、外國酒、公眾場合的頌詞、溫水浴以及剃鬚。關於最後這點，根據德爾圖良的說法，這是對自己的面容所進行的欺騙行為，妄圖改進造物主的作品，可以被套上大不敬的罪名。等到基督教漸為富有的上流社會人士所接受，這些奇怪的規定，如同現在的情況一樣，只有急著表明自己聖潔絕頂的少數人才會遵守。但要讓人類中的低下階層，自稱具有鄙棄(命運卻不容他們得到)豪華和享樂生活的美德，那是很容易的事，而他們也樂意這樣做。原始基督徒的美德就和早期的羅馬人一樣，常受到貧窮和愚昧的保護。


(三)基督教禁慾的原則和制度


神職人員對任何有關兩性交往的問題，依據同一原則，嚴格要求守貞。他們對一切可以滿足情慾和降低靈性的歡樂都深惡痛絕，經常喜歡提出一種觀點：要是亞當謹遵造物主的嚴命，便會永遠生活在童貞狀態之中，通過無罪的繁殖方式，會讓天國住滿一個無邪的永生族類。婚姻制度只是墮落的後代延續血脈的一種必要手段，對於自然而然產生的難以滿足的情慾，無法形成有效約束。正統的詭辯家在這個有趣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猶豫，說明人們在不得不贊同一項必須容忍的制度時所感到的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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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為夫妻同床所制定的極為荒唐的條款，如果在這裡列舉出來，將會使得年輕人捧腹大笑，也讓女性聽了臉紅。神職人員一致認為，人只需要一次婚姻，完全可以滿足自然和社會的一切需要。情慾結合被美化為有如基督與教會的神秘結合，一旦形成便既非離婚也非死亡所能予以解除。再婚被斥責為合法的通姦，任何人犯下此等罪行，如同嚴重侮辱基督教的純潔，會立即被排除在教會的榮譽之外，甚至被趕出教會的懷抱。既然把情慾視為罪惡，婚姻只不過是勉強被容忍的過失，那麼按照同一原則，把獨身生活看成是最易接近神完美境界的途徑，這也是合乎情理的觀點。

古羅馬的宗教制度要維持6個處女灶神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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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感到困難重重。原始基督教會中卻住著大批發誓終生保持童貞的男女，他們中有少數人，包括博學的奧利金在內，認為這是使撒旦無可奈何的最明智的辦法。
[321]

 面對肉慾的引誘，有些人立即投降，有些人始終堅不可摧。處於阿非利加溫暖氣候條件下的處女，認為自己有戰勝情慾的能力，絕不自甘墮落於歡愛之中。她們可以要求教士和執事跟她們同床，為在慾火中仍能保持清白的貞潔而深感榮耀，但是自覺受到屈辱的自然法則，有時不免要伸張自己的權利，像這類新的殉教者，只不過給教會增添新的醜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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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基督教的苦修者(因為修煉的過程極為痛苦而得名)之中，很多人由於沒有貿然行事，能夠獲得較大成就，他們在肉體歡樂方面的損失，通過精神上的滿足得到補償。這種難以實行的自我犧牲，甚至令眾多異教徒都不禁為至上的美德表示讚賞，神職人員在對貞潔基督徒的頌揚聲中，更能顯示出口若懸河的辯才。以上便是基督教禁慾生活原則和制度的早期遺跡，在以後的年代裡，一直和基督教的種種世俗利益產生平衡作用。
[323]



基督徒對塵世俗務的厭惡程度不亞於對享樂的鄙視。他們有忍讓的精神，可以寬恕往日的仇恨，容忍一再的欺凌，卻不知道如何保護人身和財產。他們生活儉樸，不容許賭咒發誓，也難以適應地方官府的排場以及公眾生活的激烈鬥爭。他們的仁慈已到達無知的地步，某些人的罪惡行徑和敵意企圖，只要威脅到整個社會的和平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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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得不利用正義制裁和戰爭手段把這些同類置於死地。然而對此，他們卻怎麼也無法相信是完全合法的行為。基督徒普遍認為，猶太體制的權力是依據並不完善的法令，得到上天的許可，由神意啟示的先知和神授權力的國王來運用。基督徒非常清楚也公開聲明，這種體系對當前世界而言確有必要，心滿意足地承認異教徒總督的權威。但是，他們雖然沒有忘懷消極服從的箴言，卻拒絕積極參與帝國的民政和軍備工作。有些人在改變宗教之前，便已從事這類殘暴和血腥的職業，也許可以不予深究，但是讓一些基督徒沒有放棄更神聖的職責之前，便去充當士兵、行政長官或國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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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可能的事。這種對公共福利視若無睹，甚至達到犯罪程度的冷漠姿態，遭受異教徒鄙視和譴責。他們經常問道，要是所有人員都抱著新教派的怯懦態度，那麼這個四處遭受蠻族圍攻的帝國，將會有什麼下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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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個帶著侮辱性的問題，基督教的辯護士只能給予模稜兩可的答案：因為他們不願透露秘密的安全保障，那就是他們料定，不等到全人類皈依基督教的工作完成，戰爭、政府、羅馬帝國以及世界本身都將不復存在。可以看出，在這個問題上，早期基督徒的處境和宗教所產生的疑慮完全吻合，他們對俗世的積極生活沒有好感，可以找到借口免於在政府和軍隊中服役，但是並不妨礙他們享有神所賜予的榮譽。


 五、基督教會治理機構的發展

人的性格會因暫時的激情感到興奮或消沉，但總會還原到正常和自然的水平，恢復最適合於它當前狀態的情緒。原始基督徒對塵世的事務和歡樂毫不動心，但是愛「行」的本能不可能完全絕滅，等到可以在教會治理上施展長才，很快又能容光煥發。一個獨立自主的教會團體，要對帝國原有的宗教進行攻擊，必然採用某種形式的內部政策，任命足夠數量的教士，除在基督教共和國行使精神職能，還要進行世俗的領導。教會團體的安全、榮譽和壯大，永遠存在於虔誠信徒的腦海中，就如同早期羅馬人對共和國所特有的愛國精神。有時基督教徒們也會運用諸般手段以達成所望的目標，併力圖用冠冕堂皇的意圖掩飾自己和友人獲得教會榮譽和職位的野心。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求得權力和影響，並將之全部用以謀取教會的公共利益。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他們要負責查出異端邪說的謬誤或製造分裂的詭計，反對同教弟兄心懷叵測的陰謀，把他們揪出來公開加以譴責，並把他們從他們試圖破壞其內部和諧與幸福的團體中驅逐出去。基督教會的神職領導人員所受的教誨告訴他們，要集蛇的機智和鴿子的純潔於一身。可是，統治的習慣既會使前者更趨精到，同時也使後者於不知不覺中遭到腐蝕。任何人不論是在教會裡，或是在塵世間被推上公共職務的高位，都會使自己由於能言善辯、行動果敢、閱歷豐富和精通世故而為人所敬重。當他們對別人或許也對自己，隱瞞自己行為的秘密動機時，就會陷入積極生活的混亂情緒之中，要是滲入了宗教狂熱，這種情緒更添苦澀和頑固的味道。


(一)教會成立治理機構的起源


教會治理經常是宗教爭論的題目，也是宗教鬥爭的對象。在羅馬、巴黎、牛津及日內瓦相互敵對者之間的論戰，全都力圖使原始使徒時代的教會模式
[327]

 完全符合他們各自的政策標準。少數用誠懇和公正態度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的人士
[328]

 ，認為使徒放棄立法的職權，寧願忍受不公正的指責和教會的分裂，也不願剝削基督徒未來的自由，不讓他們按照自己所處時代和環境的特點來改變教會管理機構的形式。一種獲得使徒許可，在公元1世紀被採用的政策模式，現在還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科林斯的教會中找到。在羅馬帝國各大城市建立宗教團體之前，僅有共同信仰和仁愛精神作為彼此聯繫的紐帶，獨立且和平形成內部組織的基礎。由於缺乏紀律要求和傳教經驗，這些宗教團體不時靠神的代言人以先知的名義，前來幫助以彌補缺失。這些神的代言人不分年齡、性別或天生的才能，都能被召去擔任職務。每當他們感到獲得神力沖激時，可以在信徒組成的大會上，盡量傾吐神的旨意。不過這種非同小可的天賦常被某些喜愛預言的導師濫用甚或誤用，在極不恰當的場合盡情顯露，任意擾亂大會做禮拜的程序。他們因狂熱而引起的傲慢和過錯，特別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會中，製造了一長串可悲的混亂局面。等到先知制度變得無用甚至有害之時，他們的權力就被剝奪，職位也被撤銷。

宗教事務此後便完全交託給教會的主教和長老，這兩種稱呼在開始時，似乎是用來指代擔任同樣職位和階層的個人。長老的名稱表示他們年齡較大，更能表現出穩重和聰睿的特性；主教的頭銜表示他們對所轄教區基督徒的信仰和行為負有監督責任。按照各教區信徒人數的不同，便有數目不等的主教團長老，運用平等的權力和協商的態度，指導每一個新成立的教會團體。

即使信徒擁有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還是需要上級的領導，公開商議的規定很快就導致主席職位的設立，至少可以授權一個人收集會眾的意見和執行大會的決議。教會關懷公眾的寧靜，不希望他們被每年一度或不定期的選舉所干擾，出於這點考慮，原始基督徒建立了極受尊重的永久性領導機構，從長老當中選出一位最明智最聖潔的人，讓他終生執行教會最高長官的職務。就是在這些情況下，主教這個崇高的頭銜，才開始從長老這種平凡的稱號中冒出來，後者仍是基督教元老會成員的尊稱，前者專用於新設立的高貴主席職位。
[329]

 這種在公元1世紀結束前
[330]

 便已開始採用的主教治理架構，由於具備非常明顯的優點，對於基督教保持當前的和平寧靜和展開未來的宏圖大業可以說是極關緊要，因而很快就毫不遲疑地為散佈在帝國各處的教會團體所採用，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代制度得到普遍承認，
[331]

 直到現在仍被東方和西方最有影響力的教會看作是最古老最神聖的機構加以尊重。
[332]



我們用不著強調，最早榮獲主教頭銜的那些虔誠和謙卑的長老，是不可能享有現在羅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國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種偉大排場和熏人權勢的，即使有這種可能，他們也會加以拒絕。我們可以十分簡略概括地說明一下，他們的權勢最初有時也帶有世俗性質，主要屬於宗教方面非常狹窄的範圍，包括掌理教會的禮拜活動和紀律，監督數量和名目日益增多的宗教儀式，任命由主教指派職務的各種教堂執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處理一些虔誠教徒之間不願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洩露的糾紛。在最早的很短一段時間裡，這些權力是根據長老團的建議，經教徒大會的同意和批准後實施。原始教會的主教只不過被看作同輩中的排頭兵，是自由人民的忠實僕人。無論何時，主教職位因原任主教死亡產生空缺，教會便召開全體教徒大會，從長老中選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個成員都認為自己具備擔任聖職的資格。

在使徒過世後100多年的時間中，基督教會採用這種溫和而且平等的制度，讓每一個社團本身自成一個獨立的共和體。儘管在最遙遠的小邦之間，也相互保持友好的文件書信和使者來往，整個基督教世界沒有樹立一個最高權威，也沒有成立一個立法會議的單位，好把全體基督徒統一起來。由於信徒人數日漸增加，他們發現把利益和計劃密切結合起來，很可能會帶來若幹好處。到公元2世紀末期，希臘和亞細亞的教會採用「行省宗教會議」這個極具影響力的制度。我們認為這種方式是依據自己國家眾所周知的先例，像是希臘城邦會議、亞該亞同盟以及愛奧尼亞城鎮聯合會等，
[333]

 作為模式建立起來。各獨立教會的主教必須在指定的春秋兩季到各自省會集會的做法，很快就成為一種慣例和法規。他們對問題的考慮可以獲得少數名聲卓越的長老當場給予的幫助，有時會因旁聽的群眾而受到影響和制約。
[334]

 他們訂出被稱為「教規」的法條，有關信仰和紀律問題的任何重大爭論均可得到解決。人們很自然地相信，聖靈感應必定會大量地向基督教子民代表聯合大會傾注，這種宗教會議制度既能滿足個人野心，又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幾年之內，被整個羅馬帝國各地普遍採用。各行省的宗教會議之間也建立了經常的信函聯繫，以便彼此就會議進行的情況互傳消息，溝通意見。不久，正統基督教會採用一個大聯邦共和國的架構，並獲得名副其實的權力。


(二)教會權力的建立和轉移


當教會的立法權力逐漸為宗教會議取代時，主教卻通過集體行動，獲得更多行政和決斷的權力。而且，他們一旦意識到具有共同利益，便可以運用聯合起來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基本權利。公元3世紀的高級教士，不知不覺中將勸告轉變成命令的語氣，為未來撒播篡奪權力的種子，並用聖書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斷文詞，彌補在力量和理智方面的欠缺。他們增強教會的團結和權力，每個主教根據職位的代表性，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常說，君主和行政長官可以自誇享有塵世的統治權，但有如過眼雲煙轉瞬即逝，只有主教的權威得自神授，可以從目前延續到死後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代理人、使徒的繼承者，也是摩西律法中高級祭司的神秘化身。他們專有的除授聖職的特權，同時侵犯了教士和子民自由選舉的權利。而如果他們在教會管理工作上，仍舊徵詢長老的看法和子民的意向，一定會先反覆思考，對教會有什麼好處，才會主動屈尊就教。主教承認同教弟兄的大會握有最高權力，可是在特定教區的管理問題上，每位主教都要求羊群對他絕對服從，彷彿教民真就是常用比喻中的羔羊，同時也彷彿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這種關係所產生的服從，並不是在一方無須強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況下形成。教會組織中的民主受到熱烈支持，有的是來自內部教士的熱心公益，還有就是利害關係所造成的反對派。但是，有些人對教會一片忠心，卻被扣上自立宗派和分裂教會的惡名。主教的宏圖大業依靠主動積極的高級教士不斷努力才得以迅速發展。這些人像是迦太基的西普裡安，能把最具野心的政治家的謀略，以及只有聖徒和殉教者才有的基督徒美德，運用諸般手段協調起來發揮力量。
[335]



最初破壞長老之間平等地位的有關因素，同樣也使主教獲得特別顯赫的地位，從而產生教會最高管轄權。每當主教在春秋兩季參加行省宗教會議時，每個人在才能和聲望方面的差別，與會成員無不瞭然於心。廣大會眾常為少數人的智能和辯才所控制，但是為使公共會議順利進行，總要有人具有正常而不招人忌恨的才德。各行省宗教會議永久主席的職位通常由該行省省城的主教擔任。但是那些野心勃勃、很快獲得總主教和首席主教頭銜的高級教士，像同輩主教弟兄篡奪凌駕於長老團之上的權威一樣，全在暗中準備。沒有多久，一場為了爭奪最高權勢的鬥爭便在總主教之間展開。他們每個人盡力用最誇張的語言，陳述自己所管轄城市的塵世榮譽和優點，教區基督徒的數量和富裕程度，產生多少聖徒和殉教者，以及如何保存了使徒和使徒的門徒傳下來的基督教信仰的傳統。
[336]



無論從政治還是宗教的角度來看，可以預見羅馬必會受到各行省的尊重，很快就會使各行省臣服。帝國首都的教徒團體佔有相當大的比例，羅馬教會是西部最古老的教會，規模最大而且人數最多。許多其他的基督教組織，都是經由羅馬教會傳教士虔誠的努力而建立起來的。安條克、以弗所和科林斯，因有一個使徒作為奠基人而備感榮耀，台伯河兩岸卻有兩位最傑出的使徒在此傳道和殉教。
[337]

 羅馬主教很謹慎地要求繼承聖彼得本人和職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權，
[338]

 意大利和各行省的主教，願意承認他在基督教貴族政治中具有排序和聯合上的首席地位。不過專制君王的權力因被人厭惡而受到抵制，就像雄心萬丈的羅馬守護神，從亞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體會到對精神統治的抵抗，這甚至比抵抗世俗統治更為激烈。愛國的西普裡安用絕對權威統治迦太基教會和行省宗教會議，堅決而有效地反對羅馬教皇的野心。他運用手段把自己的企圖和東方主教的利益聯結，且像漢尼拔一樣，在亞洲尋找新同盟。若說這場布匿戰爭沒有血流成河，並不是鬥爭雙方的高級教士態度溫和，而是由於他們沒有作戰的能力，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罵和開除教籍，在整個爭論的過程中，配合憤怒和吶喊，拚命向對方叫囂。每當現代的正統天主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鬥士進行爭論的細節(他們的情緒是如此激烈，似乎只有在元老院和軍營中才有可能出現)與一個教皇、聖徒以及殉教者相聯繫起來時，總會感到十分苦惱。

教會權威的發展使「僧俗」間產生重大差別，就此點而言，當時的希臘人和羅馬人根本無法理解。「俗人」這名稱包括全體基督教人民，「僧人」專指被特別選中從事宗教活動的人員。正是這一類值得讚美的人，構成現代歷史最重要的主題，但不一定總是最有啟示意義。僧俗之間相互的敵對情緒，有時會破壞新生教會的安寧。但是整體的熱情和活動卻會在共同的事業中聯合起來，對權力的愛好(經過最巧妙的偽裝)會進入主教和殉教者的心胸，驅策他們增多教民的人數，擴大基督教帝國的疆界。他們沒有世俗的力量，很長一段時間受到當局的制裁和壓迫而不是幫助。然而他們卻早已得到兩種治理武器，並在自己的社團內部有效加以運用，那就是恩賜和懲罰，前者來自虔誠信徒的慷慨捐獻，後者則出自信仰所產生的敬畏。


(三)教會財務的管理和運用


受到柏拉圖衷心賞識的
[339]

 ，存在於嚴謹的艾塞尼教派
[340]

 之中的共產制度，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曾被原始教會採用。最早一批信徒在宗教狂熱的促使下，賣掉自己深感厭惡的世俗財產，把獲得的價款呈獻在使徒腳下，然後大家平均分配。隨著基督教的進步，這種慷慨捐贈的制度無法維持而遭到廢除。因為當財富落到不像使徒那麼純潔的人員手裡，他們人性中的自私成分復甦，財富不僅遭到濫用，也破壞了道德和紀律。因而後來改信的教徒准許保有世襲財產，可以接受遺產和遺贈，通過合法的貿易和生產，擴大各人獨有財產的數額。傳播福音的執事只接受適當的部分錢財，並不要求全部捐獻。在每週或每月的集會上，每個信徒根據需要的迫切性、財產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願適當捐助以充實公共基金之用，奉獻數量不論如何微薄，都不會被拒絕。根據大家經常受到的教誨，知道摩西律法中有關什一稅的條款，仍是每個人的神聖義務。此外，既然在一種不很完美的紀律要求之下，所有的猶太人都奉命交出財產的十分之一，那麼基督的門徒就應該使自己顯得更加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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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通過放棄很快必將隨世界毀滅的多餘財富，以立下莫大的功德。
[342]

 一般而言，每個教會的收入多少沒有定准，隨著教徒的貧富狀況而有很大差異。同時教徒在偏僻的鄉村相當分散，在帝國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

德西烏斯皇帝在位時，行政官員認為羅馬的基督徒擁有極為可觀的財富，這一點從宗教儀式中使用的金銀器皿可以得知。許多新加入的教徒，為增加教派共有的財富，賣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子女的利益於不顧；父母成為聖徒，子女卻常變成乞丐。
[343]

 對於局外或敵對人士的揣測之詞，本不應完全信以為真，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從下述提出具體數字或表示明確概念的兩個情況來看，揣測之詞相當可靠。就在同一個時期，迦太基主教忽然發起募捐，贖回被沙漠地帶蠻族俘虜的努米底亞弟兄，竟然能從遠不如羅馬教會富足的社團募到10萬塞斯退斯(大約850英鎊)。在德西烏斯時代之前的100年，羅馬教會有一次從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獲得一筆逾20萬塞斯退斯的巨額捐款。這些奉獻大部分都是現金；當時的基督教社團既不願接受，也無力承受一定份額地產的拖累。當時有若干法令涉及不准轉讓的規定，任何團體未經皇帝或元老院特許和敕令，禁止擅自接受不動產的捐獻或遺贈。對於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視，後來又成為畏懼和嫉妒對象的一個教派，是不會輕易給予其特准的恩典的。不過據記載，亞歷山大·塞維魯當政時出現一件事，指出這種限制有時並不發生作用。通過鑽法律漏洞加以規避，基督教可以在羅馬境內佔有土地。
[344]

 隨著基督教的發展和帝國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亂，這類嚴格的法律在執行時漸趨鬆弛。到公元3世紀結束之前，許多數量可觀的地產，都贈予羅馬、米蘭、迦太基、安條克、亞歷山大裡亞以及意大利各行省大城市極為富裕的教會。

主教是教會理所應當的管理人，公共錢財全交給他一人負責，既無賬目也無人監督。長老的職責只限於教務活動，一些執事更無實權，只是專門雇來管理和分發教會平日的進項。如果我們相信西普裡安激烈的言辭，不知道他的阿非利加兄弟之中，有多少人在執行職務時，不僅犯下福音教規每一條戒律，而且更違背了一切道德原則。這些不忠實的管理人，有的把大量教會財富用來獲得肉體上的享樂，有的用來牟取私利，或任意盜用，或拿來放高利貸。但是，只要教民的捐獻還是出於自願，沒有受到任何強制，就不能隨意濫用奉獻者的信任。運用慷慨捐獻的錢財時，教會應表明自己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團體。有一部分款項專供維持主教和教士的生活，撥出足夠的經費用於公眾禮拜儀式，這種儀式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部分稱作「阿嘉庇」的「愛之宴」。此外全部餘款都屬貧民所有的神聖財產，由主教考慮後決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維持本區的孤兒寡母、老弱病殘的生活，接濟外來遊子和朝聖者，以及援助囚徒和被俘人員，特別是忠於傳教事業而遭受苦難的不幸人士。一種慷慨互通有無的做法，能把最遙遠的行省也相互連接起來。規模較小的教會愉快地接受比較富裕兄弟的捐獻，這種制度的目的在解救人們的苦難，而不是獎勵那些為教會建立功勳的教徒，對基督教的發展產生很大的促進作用。異教徒雖然嘲笑新教派的這項原則，但從人道主義思想出發，也承認其確能發揮仁德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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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可以得到救濟，將來還可以得到保護，許多即將淪入貧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在塵世受到忽視，就會投入教會溫暖的懷抱。我們相信照當時盛行的不人道做法，常有許多嬰孩被父母遺棄，他們被虔誠的基督徒救出，免於死亡，再依靠公共積累的資金，使他們接受洗禮、得到教育，維持生計。


(四)教會處理贖罪問題的原則


一切社團，對於拒不遵守或違犯經大家確認的規章制度的成員，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力，可以將他們排除在社團組織應享有的福利之外。基督教會主要對一些重要的罪犯行使此權力，特別是那些犯有謀殺、詐欺或淫亂罪的人；那些宣揚已被主教團斥為異端邪說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隨者；還有那些受洗之後，不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仍舊進行偶像崇拜活動，玷污自身聖潔的不幸人士。開除教籍將會產生世俗和宗教兩種性質的後果，凡受到這種處分的基督徒，無權參與信徒的宗教活動，原來的教友關係和私人情誼都將全部斷絕。他們也會因為不敬神靈，而使自身變成原先崇敬自己或曾經喜愛自己的人所厭惡的對象。而且，被正統宗教團體開除會籍這一事，就足以在品格上留下可恥污點。所以一般人即使不是避若蛇蠍，起碼也都懷有戒心。

不幸被驅出教門的信徒，處境十分痛苦和悲慘。一般而言，他們的恐懼往往甚於苦難。參加基督徒團體最大的好處就是有希望獲得永生。有一種可怕說法，說是神靈已把天堂和地獄的鎖鑰，交給那些有權判定誰有罪的教會統治者，而被開除教籍的人也無法從心中抹去這一說法。異端分子因為原來就有明確的目標，並可自我陶醉，認為只有自己有獲得真正的得救道路的希望，力圖在另行組織的會眾中，重新得到他們已不可能在基督教大團體裡得到的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但那些一時失足犯下過失，或進行偶像崇拜的罪人，幾乎無不感到自己的墮落處境，總是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徒的大家庭裡去。

有關如何處理悔罪者的問題，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主張勿枉勿縱，另一種主張寬大為懷，因而使得原始教會分為兩派。嚴格和固執的道德家永遠排斥這些罪人，即使他們願意以最卑下的身份，回到被自己玷污或背叛的神聖教會中來，也要讓他們帶著有罪的良心，永遠處於悔恨之中。他們只能抱著一線微弱的希望，經由從生到死的懺悔，也許能感動至高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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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會中最純潔最受尊敬的人，在實踐和理論方面都抱著較溫和的態度，寬恕的大門和天堂一般都不會對重新回來的悔罪者緊閉。但是，為此要建立一種嚴厲和正直的懲罰方式，一方面幫助罪人滌清過錯，另一方面對旁人產生儆戒作用。悔罪的人要很謙卑地公開認錯，接受齋戒而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會場門口，含淚請求饒恕所犯的罪行，懇請所有信徒代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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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罪行的性質屬於十惡不赦，接連幾個年頭的懺悔，也不足以滿足神的正義要求。

因而，一些罪人、異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須經歷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和步驟，才能獲得允許，逐步重新回到教會懷抱。至於永遠開除教籍的處分，只用於罪行異常嚴重，怙惡不悛的罪犯。基督教會懲戒條例的施行，視犯罪情節的輕重和次數的多寡，由主教裁量做出不同裁決。安錫拉和伊利貝里斯兩個宗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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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加拉太，一在西班牙，幾乎在同一時間舉行。但仔細對比他們各自保存至今的教規，則似乎代表了兩種南轅北轍的精神。一個受洗後還一再向偶像獻祭的加拉太人，經過7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寬恕，而如果他曾引誘別人效仿，也只是在被驅逐的年限之外再加3年。但是，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樣罪行，卻完全被剝奪和解的希望，甚至死後也得不到寬恕。他所犯下的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他十七項罪過的處罰也都同樣可怕。我們在這裡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誹謗主教、長老乃至教堂執事等罪在不赦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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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厚和剛直合理地搭配，同時根據政策原則和正義行為所施為的賞罰，構成了教堂的人性力量。用慈愛之心掌管著兩個世界的主教，完全體會到這種特權的重要性。他們拿維護秩序的堂皇借口掩飾自己的野心，對於集結在十字架旗幟之下人數日益增多的會眾隊伍，行使教規防止有人逃離的時候，不容許有任何對手出來抗衡。從西普裡安自以為是的文告中，我們看出開除教籍和接受悔罪的教規，是構成宗教權威最主要的成分。對基督的信徒來說，違反道德規範所得到的懲處，遠不如蔑視主教權威所獲得的譴責更為嚴重。有時我們可以想像著聽見摩西的聲音，正下令讓地球裂開一條大縫，地獄的火焰吞噬拒絕服從亞倫祭司的叛逆種族。有時我們也可以忖度，羅馬執政官重申共和國的權威，宣稱他嚴格執法的決心。迦太基主教責備過於寬厚的同僚：「如果我們放縱目無法紀的行為不加懲罰，主教的權威隨之消失，統治教會崇高而神聖的權力也跟著結束，最後必然帶來基督教本身的滅亡。」西普裡安放棄了塵世的榮譽，對一群卑微和遭到世人鄙視的會眾，竟能絕對控制他們的良心和思想，這比起靠武力和征服強加於懷恨在心的人民身上的那種專制的絕對權力，更能滿足個人內心的驕傲。


 六、基督教發展的主要條件

探索重要問題的過程極為煩瑣，雖然令人厭煩，但我期望從除了神意的主要原因外，提出次要原因，將有助於闡明基督教的真理。如果我們在這些原因中發現人為渲染，或是出於偶然的情況，以及任何錯誤和個人情感混雜其中，對於人類深受不完美天性相稱的誘因所影響，看來也不應感到奇怪。

基督教得益於5個次要因素，那就是：信仰的熱忱、來世的憧憬、神跡的傳聞、嚴格的德行以及教會的體制。正是這些因素使得教會在羅馬帝國的發展，獲得偉大成就。正是由於第一個因素，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撓的勇氣，決心要使被征服的敵人完全屈從。接下去的3個因素，為他們的勇氣提供最有力的武器。最後一個因素，則把他們的勇氣團結在一起，指揮他們如何運用武器，一小隊訓練有素、勇猛頑強的志願兵，借此發揮無可抗拒的威力，去奮力擊敗一大群不知「為何而戰」及「為誰而戰」的烏合之眾。在多神教各種教派中，埃及和敘利亞四處遊蕩的狂熱教徒，是唯一有組織的僧侶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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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神的安全和昌盛極為關切，利用民眾的迷信思想，獲得聲譽和支持。羅馬和各行省的多神教祭司，絕大多數出身高貴，富有資財，把出面管理著名神廟或參與公眾獻祭活動，當作極為風光的事務，大部分都是自己花錢舉行祭神的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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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他們按照鄉土的規定和習俗，舉行古老的宗教儀式時，則表現出十分冷淡的態度。由於他們在生活中各有正當職業，宗教的熱情和虔誠，很少受到個人利益或職業習慣的影響。他們長時間生活在各自的神廟和城市之中，始終不會受到紀律約束，也不會產生管轄的聯繫。當他們受到元老院、大祭司團和皇帝的管轄，只要在和平與莊嚴的氣氛中，維持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動，對行政官員而言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可以知道，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緒，彼此之間完全是同床異夢，各不相干，不僅鬆散也沒有任何定准，在無須控制之下，任憑自己隨著迷信的幻想而自然浮沉，依生活和處境的偶然情況，決定崇拜的對象和虔誠的程度。只要宗教信仰可以任意濫用在1000個神明的身上，那麼他們的心靈不可能對其中任何一位發生真誠和激烈的感情。


(一)羅馬的征服為基督教發展開創有利的歷史條件


當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現時，微弱而殘缺的異教信仰失去原有的力量。人類雖然以自身之力無法洞察信仰的奧秘，理性卻可以戰勝異教的愚昧。而在德爾圖良和拉克坦提烏斯盡力揭開異教的虛假和荒誕時，他們不得不借用西塞羅的辯才和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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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機智。這些懷疑主義的作品影響所及，遠遠超出了它們的讀者的範圍。不信神的風氣，從哲學家傳到凡人，從貴族傳到平民，從主人傳到在他飯桌邊伺候、全神貫注傾聽他放縱言論的奴僕。有哲學頭腦的人在公眾場合，對於國家的正統宗教制度，表面上裝出一副尊重的模樣，但只要透過那層勉強的掩飾，內心的鄙視就會顯露出來。在知識和地位上受到民眾尊敬的人，他們不僅不接受神，反而加以嘲笑。等到老百姓發現這種狀況，不免對他們信仰的教條充滿疑慮和恐懼。古老傳統日趨衰落，使得大部分人陷於痛苦不安的境地，對社會帶來極大危險。懷疑的思想和錯亂的狀態，可能使少數喜愛深思的人士感到歡悅；但是，一般群眾對各種迷信活動甘之如飴，如果勉強把他們喚醒，幻境的消失就會帶來痛苦。人們對怪異和超自然事物的喜愛與對未來情景的好奇，以及想要把希望和恐懼向可見世界之外延伸的強烈意圖，是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是如此迫切的需要，任何一種神話體系的瓦解，立即會被另一種形式的迷信取代。若在緊要關頭，上天不曾真正顯現足以喚起人們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時又可以吸引人民好奇、驚異和敬仰的啟示，那麼很快就會有更為新興和合適的神靈出來，佔據荒廢的朱庇特和阿波羅神廟。從人們實際的情況來看，已有許多人從自以為是的偏見中解脫，念念不忘且急切希望個人的信仰有所寄托。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一個更無價值的目標，也可以暫時填補心靈的無限空虛，滿足尚無著落的慌亂情緒。任何人如果願意深思此一問題，則對基督教的迅速發展不會感到驚奇，可怪的是基督教為什麼沒有獲得更加迅速和普遍的成功？

前面已經明確提過，羅馬對外的征戰為基督教的傳播做好了準備，加速基督教征服世界的行動。在本書第二章，我們曾試圖說明，歐洲、亞洲和非洲最文明的行省，在何種情況下被羅馬君王統一起來，後來又如何通過法律、習俗、語言等的密切聯繫，能夠團結在一起。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熱切期盼救世主，但是對神派來的先知所施展的神跡，表現非常冷漠。人們認為出版和保存《希伯來文福音書》完全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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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基督言行的真實史事，要等到非猶太人信徒大增以後，才在距離耶路撒冷相當遠的地方，用希臘文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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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歷史一經譯成拉丁文，除了埃及和敘利亞的農民之外，羅馬臣民全都可以領悟。後來為使那些農民皈依，傳來特別的譯本。原來供羅馬軍團使用的公路，可以從大馬士革到科林斯，從意大利到西班牙極邊遠地區和不列顛，為基督教傳教士開闢便利的通道。那種把外國宗教傳入遙遠地區時，通常要面對的障礙和阻撓，這些宗教征服者從未遭遇。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統治時期之前，基督的信仰已經在帝國各行省和大城市中傳播。不過有關教會奠基的情況，組成教會的信徒人數以及在不信教的群眾中所佔比例等，現在不是無從查考，就是被虛幻和浮誇的言辭所掩飾。基督教在亞細亞、希臘、埃及、意大利以及帝國西部，聲望日漸增高，儘管我們獲得的資料並不完整，下面仍將盡力加以敘述，同時對於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疆界以外獲得的成就，也不會忽略。


(二)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發展的地理條件


從幼發拉底河延伸到愛奧尼亞海的富裕行省，是那位非猶太族的使徒顯示傳教熱情和信仰虔誠的主要場所。他播種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種子，得到了他的門徒的辛勤培植，在最初兩個世紀裡，這個區域建立起最大的基督教社團。就敘利亞行省而言，大馬士革、貝羅依、阿勒頗和安條克所屬教會，不僅最古老而且最有名望。先知在《啟示錄》中描述亞細亞的以弗所、士麥拿、帕加馬、提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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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代斯、拉奧狄凱亞和菲拉德爾菲亞等7個教會，它們因此得以揚名後世，衍生的下屬單位遍佈人口眾多的地區。在很早一段時期，塞浦路斯和克里特這兩個島嶼，還有色雷斯和馬其頓這兩個行省，熱情接受新來的宗教。基督徒共和國很快在科林斯、斯巴達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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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和亞細亞古老的教會，有充分時間來發展和擴大組織，使得諾斯替派和其他異端教派都能蜂擁而起，足以說明正統基督教會的興旺狀況，因為所謂「異端」這個名稱，不外乎用來指那些人數較少的派別而已。

除了這些內部的證據之外，還可以加上非猶太人的供狀、怨言和表現出來的恐懼。琉善是一位研究人類的哲學家，他的作品用極生動的詞句描繪當代的各種情況，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統治時期，他的故鄉本都充滿伊壁鳩魯派教徒和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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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死後不到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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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的普林尼不禁發出感歎，試圖消滅的罪惡依然無比猖獗。在他寫給圖拉真皇帝極為詳盡的信函中，提到羅馬神廟幾乎全部荒廢，用作祭品的牲口無人購買，而從異地傳入的宗教信仰，不僅充斥各個城市，甚至已經遍佈本都和比提尼亞的鄉村和原野。

有些作家頌揚和歎惜基督教在東方的發展，無須對他們的說法和動機進行深入研究。因為誰也沒有留下足夠的證據，可正確判斷那些行省的信徒人數。無論如何，有一種事實總算保存下來，讓我們對這個不為人知的有趣問題多少可以略見端倪。那就是狄奧多西當政時期，基督教沐浴在皇恩之中長達60餘年，古老而遠近聞名的安條克教會有10餘萬會眾，其中竟有3000餘人依靠公眾的捐獻為生。此後，東方最繁華榮耀之地，在於人口密集的愷撒裡亞、塞琉西亞、亞歷山大裡亞和安條克諸城。就在查士丁老皇在位時，發生了一次地震，使安條克居民死去25萬人，
[359]

 這證明居民總人數恐怕不下於50萬人。不論基督徒數量由於宗教狂熱或教會勢力如何大大增加，都不可能超過這個大城市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但若我們拿受迫害的教會和得勝的教會、西方和東方、遙遠偏僻的村莊和人口眾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區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方等對立因素做一比較，就會發現應當採用的人口比例數是多麼截然不同。然而，我們記得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也提供了一些有用資料，上面所列舉信徒的人數甚至超過猶太人和異教徒。要解決這個難題其實很容易，顯而易見，這位言辭鋒利的傳教士，只是在安條克的民政組織與教會組織之間進行比較，也就是在受洗而得以進入天堂的教徒人數，和有權享受公共福利的公民人數之間進行比較，前者中包括奴隸、外地人和兒童，後者卻將這些人排除在外。

亞歷山大裡亞的商業非常興旺，加上鄰近巴勒斯坦，使新興宗教極易傳入。大量特拉普提派信徒首先皈依，他們是居住在馬裡烏特湖區的艾賽尼人，這個猶太教教派對摩西的宗教儀式本就不如從前那樣尊敬。艾塞尼人嚴肅的生活態度，他們的厲行齋戒和逐出教門的規定、資產的公有，對獨身的熱愛，熱衷殉教以及義無反顧的信仰，為原始教會的教規提供極其生動的景象。
[360]

 基督教神學似乎是在亞歷山大裡亞的學校中初步具有正統、科學的形式的，當哈德良巡視埃及時，見到一個由猶太人和希臘人組成的教會，因其重要的地位，而引起了好學君王的注意。但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基督教的發展僅限於這個國外的殖民地城市之內。

一直到公元2世紀末葉，德米特裡烏斯的前任僅是埃及教會的高級教士，掌握教會大權後，他親自任命3位主教，繼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數增加到20人。
[361]

 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頑固的地方人士，用冷漠態度勉強接受新制定的教義。甚至在奧利金時代，很難見到一個埃及人可拋棄野蠻習俗，而不再殺害動物用來祭神。一旦基督教登上統治寶座，蠻族的熱情屈服於普遍流行的宗教的風氣，埃及的城市充滿主教，蒂巴伊斯沙漠到處是隱遁的修士。


(三)羅馬教會發展的有利條件


從異地和外省來的人流，不斷注入羅馬城寬廣的胸懷。任何一種奇特或醜陋的事物，任何一個罪人或嫌犯，都希望隱匿在人煙稠密的首都，以求逃脫法網的搜捕。在這樣一個多民族混雜的環境之中，無論是傳播真理或虛妄的導師，還是道德或罪惡社團的創建者，都非常容易得到大批門徒和從犯。羅馬的基督徒按照塔西佗的記載，在無端遭到尼祿迫害時，數量已經相當龐大。這位歷史學家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就像李維在敘述元老院始而接受繼而取締巴庫斯的祭祀儀式時，所用的語氣和筆調一樣了。在酒神的信徒們使得元老院採取嚴厲的措施之後，人們同樣擔憂已有極大數量的簡直可稱為一個民族的宗教團體，介入萬分可厭的神秘活動之中。要是能夠仔細深入追究，就會發現真正的信徒沒有超過7000人。當然，如果考慮這些人將是司法單位偵辦的對象，這個數字就相當驚人了。
[362]

 塔西佗和較早時期的普林尼，提及受騙的狂熱分子未免過於誇張，到底有多少人拋棄對諸神的崇拜，措辭非常含糊不清，我們對這點也要加以澄清。羅馬教會毫無疑問在帝國中居首位而且會眾最多，一份可靠的記錄，記載了大約在公元3世紀中葉，經過38年和平時期以後，這個城市的宗教情況。那時，羅馬教會的教士包括主教1人，長老46人，執事7人，副執事7人，輔祭42人，以及讀經師、驅魔師和看守共50人，依靠教徒捐獻贍養的寡婦、殘疾和窮人共有1500人之多。按理推算或是拿安條克的狀況做比較，我們可以大致確定，羅馬的基督徒約為5萬人。關於這個偉大首都的總人數，也許很難做出準確推算，但按最低的標準估計，居民不可能少於100萬人，基督徒最多佔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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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教傳播的主要方向


西方諸行省對基督徒的瞭解，似乎來自在它們中間傳播羅馬語言、思想和習俗的同一類活動。在這一更為重要的情況方面，阿非利加和高盧，逐漸倣傚首都的做法。然而，儘管產生了許多有利條件，誘使羅馬的傳教士前往訪問拉丁諸行省，但他要想真的前往還要渡過大海越過阿爾卑斯山。
[364]

 除此以外，在其餘那些幅員廣闊的地區，無法找到可信的跡象，表明這裡比起安東尼統治時期，出現過更激烈的皈依熱潮和迫害活動。
[365]

 福音傳播在高盧嚴寒區域緩慢發展，與在阿非利加炙熱的沙漠地帶，那種迫不及待的接受情況極不相同。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很快就形成原始教會的主要組織，這個行省基督教組織發展最快的常常是在最偏僻的鄉村，而不是在重要市鎮。設置主教的做法有助於提高宗教社團的聲望和地位，而這些團體在整個公元3世紀中，受到德爾圖良宗教熱情的鼓舞，服從西普裡安才能過人的領導，由拉克坦提烏斯百般加以美化。

我們轉過來看看高盧，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整個馬可·安東尼統治時期，只能在里昂和維埃納，見到人口不多還能聯合在一起的會眾。甚至遲至德西烏斯時代，僅在阿爾勒、納博訥、圖盧茲、利摩日、克萊蒙、圖爾和巴黎等少數城市，存在零散而由少數虔誠教徒維持的教會。
[366]

 沉默適合虔誠的心靈，卻與宗教的熱情難以兼容。我們不免為看到基督教萎靡不振的狀況而慨然感歎，由於在頭3個世紀裡未能產生一個教會作家，無法將這些行省的凱爾特語改為拉丁語。在阿爾卑斯山這一邊的行省中，在學術和知識方面處於領袖地位的高盧尚且如此，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顛等遙遠行省的福音光芒，便顯得更為微弱了。如果我們相信德爾圖良激烈的言辭，那麼，當他對塞維魯皇帝的官員呈送《護教申辯書》時
[367]

 ，這些行省便已籠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照耀之下。

有關歐洲西部教會模糊不清和資料欠缺的源起問題，現有的記載非常草率，以致我們若要對建立的時間和情況做一番敘述，便必須用到很久以後，陰暗的修道院裡游手好閒的僧侶，受到貪婪和迷信的支配，胡亂編寫的傳說來填補古代文獻的空白。
[368]

 在這些神聖的浪漫傳說中，有關使徒聖詹姆士的事跡，由於過分誇張怪異，值得在這裡提一提。他是金納薩雷特斯(Gennesareth)湖邊過著平靜生活的漁夫，卻忽然變成勇敢的武士，在對摩爾人的戰鬥中，率領西班牙騎兵衝鋒陷陣，連最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曾讚揚他的功績；康波斯特拉(Compostella)帶有奇跡色彩的神龕顯示他的威力；代表軍階的寶刀加上宗教法庭可怕的拷問，用褻瀆神明的借口來消滅任何持反對意見的論點。
[369]



基督教的發展不僅限於羅馬帝國的範圍之內。早期神職人員按照神的預言陳述事實，新興的宗教在創立者死後的100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殉教者聖查士丁說道：

地球上任何一個民族，不論是希臘人還是野蠻人，還是任何其他人種，不論這個民族叫什麼名字，在習俗上如何與眾不同，不論他們對工藝和農業多麼一無所知，不管是生活在帳篷中還是在大篷車上四處流浪，在他們之中絕對有人在祈禱，用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名義，奉獻給天父和萬物的創造主。

即使就今天的真實狀況來看，這種極難如願、過分誇大的炫耀之詞，只能看作一位把信仰建立在理想基礎上的虔誠而任性的作家輕率發出的議論而已。但是，無論這些是神職人員的信念還是願望，都不能改變歷史的真相。後來推翻羅馬君主國家的蠻族——那些西徐亞人和日耳曼人，當時完全處在異教思想的黑暗之中，這是不容置疑之事。甚至就是伊比利亞、亞美尼亞和埃塞俄比亞改變宗教的做法，一直到國家的權杖落入一位正統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
[370]

 都不曾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那個時期之前，經常發生的戰爭和商業活動，對於喀裡多尼亞部落
[371]

 、萊茵河、多瑙河及幼發拉底河的邊陲地區
[372]

 ，可能傳播過不完整的福音教義。在幼發拉底河的對岸，只有埃德薩很早就接受基督教信仰，堅定的決心表現十分突出，
[373]

 基督教的教義正是從此地向外推展，才較為容易地傳入希臘人和敘利亞人的城市。當時這個地區還受到阿爾達希爾後裔的統治，但這些教義對波斯人的心靈並沒有產生深刻影響。他們原有的宗教體系，在訓練有素的僧侶階層努力之下，要是與希臘和羅馬變化無常的神話做一比較，其建構顯得更為技巧和牢固。
[374]




(五)原始基督徒的人數和處境


當前對基督教發展的研究雖不完善，所持的立場倒是很公正。我們根據有關資料，認為異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數，一方面是出於恐懼的心理，另一方面也由於信仰的虔誠，實在是過分誇大所得的成就。按照奧利金無可辯駁的證據，信徒人數和未皈依的龐大人群相比起來，仍然是微不足道。但是，由於沒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資料，根本不可能肯定，甚至也難以猜測早期基督徒的確實人數。不過，即使以安條克和羅馬為例做出最高的估計，很難想像在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國已有二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投身到十字架旗幟之下。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熱情和團結的習慣，看起來像是人數大為增多，也是有助於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使他們的實際力量顯得更加突出和強大。

文明社會的基本結構，是顯赫的少數人擁有財富、地位和知識，廣大的人民都淪於寒微、無知和貧窮之中。基督教是面對整個人類的宗教，相對於上層社會而言，必然會從下層社會得到更多的信徒。像這樣的一個無關緊要的自然情況，竟然慢慢變成十分可憎的污蔑借口。基督教的敵人一直大肆渲染，教會的辯護者看來也不曾全力否認，那就是新興的基督教派，完全由人群中的殘渣所組成，都是一些農民和工匠、兒童和婦女、乞丐和奴隸，其中經由最後這類人的推薦，可能才把傳教士引進富有和高貴的家庭中去。那些毫無名氣的教師(這是異教徒惡意的貶詞)在公開場合保持沉默，私下卻全都滔滔不絕宣揚教義。他們小心翼翼避免和哲學家發生危險的衝突，盡可能混在粗魯無知的群眾之中，向那些因為年齡、性別或所受教育的緣故而最易接受外來影響的心靈，灌輸迷信的恐懼思想。

像這種出於惡意的描繪，雖說有的地方頗為相似，但是從對歪曲情節的陰暗渲染來看，顯然出自敵人之手。基督教卑微的信仰廣佈整個世界，一些因天資和財富獲得地位的人士成為信徒。阿里斯泰德斯曾向哈德良皇帝呈獻極具說服力的《護教申辯書》，他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學家。殉教者查士丁有幸遇見一個老人，或者說是天使，改變了他的關注點，使他開始對猶太先知進行研究，但在這之前，他就曾向芝諾、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斯及柏拉圖等不同學派求教過有關神學的知識。亞歷山大裡亞的克萊門斯閱讀過多種希臘文著作，德爾圖良也讀過許多拉丁文書籍，朱利烏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奧利金的學識非常淵博。雖說西普裡安的風格和拉克坦提烏斯大不相同，仍可看出這兩位作家都是知名的修辭學教師，後來甚至在基督徒中推廣對哲學的研究，只是並不見得有對宗教產生有益的效果而已。知識可以帶來虔誠之心，同樣可以產生異端邪說。原用以指責亞爾特蒙追隨者的那番說辭，完全可用來詆毀使徒繼承者的各個教派。

他們妄圖修改聖書，背棄古老的信條，根據奇異的邏輯概念來構成他們的觀點。他們忽略教會的道理，卻致力於幾何學的研究。當他們忙著對大地進行測量時，竟然會忘懷天主的旨意。他們永遠只記得歐幾里德，景仰的對象是亞里士多德和狄奧弗拉斯圖斯，對於伽倫的著作更是百般讚賞。他們的錯誤來自濫用不信教者的技藝和科學，對人類的理性進行過於精細的研究，敗壞了福音教義的淳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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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基督教興起有關的各種問題


我們不能肯定地說，出身高貴和富有的人士，完全和基督教信仰無緣。有幾個羅馬公民曾被帶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發現，比提尼亞社會各階層都有為數眾多的人背棄祖先的宗教。德爾圖良利用阿非利加前執政官的恐懼心理和人道主義思想，很明確地對他提到，要是堅持運用殘酷的株連手段，就必須將迦太基的人口消滅十分之一，而且他會在罪犯中找到許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那些出身高貴家庭的元老和貴婦，以及他最親密朋友的友人和親戚。但是德爾圖良這種過於大膽的挑戰言論，在這裡卻不如普林尼從不遭人懷疑的證詞更為可信。不過，等到40年之後，瓦萊裡安皇帝倒是真正相信這種說法，因為從他的敕令中，顯然認為已經有許多元老院議員、羅馬騎士以及有身份的貴婦，都參加了基督教的活動。教會雖然逐漸喪失內部的純潔，外部的聲勢卻仍然有增無已，以致到戴克裡先統治時期，皇宮、法院甚至軍隊中，都隱藏著大批基督徒，他們都試圖協調現世和來世生活的利益。

然而，由於這些特殊的事例不是數量太少，就是時間太晚，無法消除橫加於早期基督徒卑賤和無知的誹謗。我們不應該利用較晚時候虛構的傳說來加以強辯，更可行的辦法是把遭受誹謗的情況，變成一個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誨的題材。大家只要願意深思便會有所體會，上天從加利利漁人中挑選使徒，那麼把第一批基督徒在塵世的地位降得越低，就越有理由敬佩他們的品格和功德。我們有責任時刻銘記在心，一般而言，天國的門專為窮人敞開。受過災難和鄙視所磨煉的心靈，聽到神靈應許未來的幸福會無比振奮。相反的是，有福分的人為擁有塵世而感到滿足；有智慧的人會在懷疑和爭論之中，濫用理性和知識的優越，事實上卻一無所得。

我們確實需要建立理念來自我安慰，免得為失去某些傑出人物而感到悲傷。在我們看來，這些人最有資格接受上天恩賜，像塞涅卡、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魯塔克、伽倫、身為奴隸的埃皮克泰圖斯，以及馬可·安東尼皇帝等人，他們都為自己所生存的時代增添無限光彩，提高人性尊嚴。無論在實際生活或沉思默想中，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滿榮譽，傑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學習而更為增強。他們的思想所形成的哲學，清除一般人迷信的成見，把自己的時光用於對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這些聖哲(這是一個令人驚異和關心的問題)都忽略或漠視基督教體系的成熟。無論他們說出的話還是有意的沉默，對於遍佈羅馬帝國日益擴大的教派，都表現出鄙視和不齒。在他們中間，那些願意降低身份提到基督徒的人，也認為他們是一群頑固和蠻橫的狂熱分子，一味強求別人俯首帖耳聽從神秘的教義，卻完全提不出真正讓有見識的學者產生共鳴的理論。
[376]



原始基督徒一再為自己和宗教撰寫的護教言論，這些哲學家是否仔細讀過，值得懷疑。不過更令人惋惜的是，沒有更具才能的辯護人出來捍衛傳播宗教的大業。他們為揭露多神教的荒謬花費了過多的機智和辯才，只是經由揭示受害教友的無辜和痛苦來激起大眾的同情。在應當明示基督教神聖起源時，卻大力宣告彌賽亞即將來臨的預言，而不曾將伴隨救世主來臨的各種神跡講個清楚。經常談論的教義或許能啟迪基督徒，或者使猶太人改教，因為這兩者承認預言的權威，帶著虔敬的心情來尋求所包容的含義和應驗的情況。不過，有些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信仰道路和預言風格，這種勸誡方式用在他們身上，便會大大減弱說服的力量和影響。查士丁和後來的護教者那種拙劣的手法，把崇高意義的希伯來神諭變成遙不可及的幻象，充斥裝模作樣的自滿和冷漠無情的寓言；對於一個思想閉塞的非猶太人來說，由於混雜一些用奧爾甫斯、赫耳墨斯和女預言家的名義
[377]

 強加於他的、好像來自上天的真正靈感，實際上是出於虔誠的偽作，因而使得神諭的真實性也變得可疑。採取欺詐詭辯的手段來保衛上帝的啟示，總使我們想起那些不很高明的詩人，給自己筆下百戰百勝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和無用的盔甲。

但是，對於萬能的上帝基於他們的感覺而非理性，親手提出的證據，異教和哲學世界竟毫不在意，我們又該如何原諒他們呢？在基督的時代、使徒的時代，以及他們第一批門徒的時代，宣講的教義都曾為無數神跡所證實：跛腳能行走、盲人看得見、生病得痊癒、死者可復生、惡魔遭驅除……自然規則往往為教會的利益暫時停止發揮作用。但是，希臘和羅馬的聖哲卻不理睬這些驚人的神跡，只一味忙於日常的生活和學習，對於精神和物質世界的任何改變，似乎完全無所覺察。在提比略統治時期，整個世界，或至少在羅馬帝國的一個著名行省，出現過三小時違反自然的景象，天地一片漆黑。如此神奇的現象，理應引起人類驚愕、好奇和虔敬。在一個注重科學和歷史的時代，竟然無人注意，就那麼放過不提。這件事發生在塞涅卡和老普林尼在世時，他們一定親身經歷過這一奇異事件，或很快便得到關於這事的信息。這兩位哲學家都曾在他們苦心經營的著作中，記錄了他們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現象，如地震、流星、彗星、日食、月食等，但是他們對於自然世界被創造以來，凡人眼睛所曾親見的最偉大的奇觀，卻都略而未談。普林尼的作品中有一章專門講述一些性質奇特、歷時較久的日食，僅滿足於描述愷撒被刺後奇特的天光反應，說是在那一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太陽都顯得暗淡無光。這一晦暗的季節，顯然不能和耶穌受難時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在那個值得記憶的時刻(公元前44年3月15日)，大多數詩人和歷史學家毫不例外都對此大書特書。


 第十六章 從尼祿當政直到君士坦丁統一天下，羅馬政府在此一時期對基督教的作為(180—313 A.D.)


 一、羅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動機

基督教在傳播福音的初期階段，憑著基督教教義的純正、道德律條的純真以及教徒生活的純潔，人們必會很自然地認定：異教徒會推崇這些充滿善意的教會﹔有教養的上流社會人士，可能會嘲笑有關宗教奇跡的種種說法，卻也會對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地方當局對這些不熱心於戰爭和政治而能夠奉公守法的教徒，不但不會迫害，還會盡力保護。另外，只要回想一下多神教普遍受到寬容，自古以來始終享有民眾的崇拜，哲學家因漠視宗教也不會反對，羅馬元老院和歷代皇帝奉行的政策也會鼎力支持。因此我們無法理解，基督徒究竟犯下何種罪行，竟會觸犯自古以來聽之任之的宗教政策？何況羅馬帝王素來保持中立態度，聽任上千種形形色色的宗教和迷信活動在溫和統治下安然並存。到底是何種動機，促使他們一反常態，懲處信奉獨特的但無害於人的宗教信徒？

古代羅馬世界的宗教政策為了制止基督教發展，顯得格外嚴厲和蠻橫。大約在基督去世80年之後，有位素以溫和、明智著稱的總督竟處死了幾個無辜的基督教信徒，他所依據的法令更是由一位施政賢明的皇帝所頒布的。基督徒向圖拉真繼任者一再提出的申訴狀中，充滿了悲慘的情景，聲稱在整個羅馬帝國的無數臣民之中，唯獨遵守帝國法令、順從良心呼聲、謀求信仰自由的信徒，不能分享賢良政府普遍施與全民的恩澤。對幾位著名殉教者死難情況的記載，措辭都十分謹慎。自從基督教執掌最高權力開始，教會統治者不遺餘力，模仿昔日異教徒仇敵的本領，在宗教迫害方面同樣的殘酷無情。本章的宗旨是要從一大堆未經整理、充滿謬誤和顯然虛構的資料中，設法篩選出可信而且較為有趣的史實，力求清晰合理，並對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續時間和重要情節，重新做一番交代。

受到宗教迫害的教派，由於恐懼感的壓抑、憤怒情緒的播弄、狂熱信仰的刺激，很難心平氣和去調查事實真相，客觀無私地評估敵人的行為動機。對於宗教迫害這個問題，連那些安全無虞、立場公正的局外人士，往往都不能持平清醒地看待。羅馬皇帝基於何種原因如此對待原始基督教徒，有種說法是從多神教教義的精髓中推論而得，似乎較為真實可信。人們早已注意到，世界上各種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處，主要是古代各民族對各自的宗教傳統和祭典儀式，全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認可和尊重。因此，要是某種教派或某個民族，要從人類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聲稱只有他們瞭解神的意旨，把該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儀式都斥為瀆神活動和偶像崇拜，必然會觸怒其他教派，最後導致他們聯合一致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權利基於彼此的寬恕加以維持，要是拒絕履行這由來已久的義務，隨之而來的權利也就不復存在。自古以來，只有猶太人非常明確地拒絕履行那種義務。只要深入思考，猶太人在羅馬當局手中所受到的待遇，便有助於我們瞭解上述推論究竟有多少事實根據，可以引導我們去探明基督教所以受迫害的真實原因。


 二、猶太人的宗教主張與叛逆精神

羅馬皇帝和總督對耶路撒冷神廟的尊重，前面已經提過。這裡只想說明，耶路撒冷的廟宇和城市的毀滅，以及後續發生的情況，都會激起征服者難以言喻的怒火，並用維護政治正義和公共安全這樣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開進行宗教迫害。從尼祿到安東尼·皮烏斯王朝，猶太人對羅馬的統治一直表現出無法忍受的情緒，甚至引發多次近乎瘋狂的屠殺和叛亂。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塞林等地區，城市裡的猶太人一直不露聲色，假裝友好地跟毫無戒備心的當地人生活在一起，後來卻進行種種可怕的殘暴活動。
[378]

 任何耳聞目睹的人都不禁為之髮指，當然情不自禁對羅馬軍團嚴厲的報復拍手稱快。當局懲罰這個瘋狂的民族，愚昧荒謬的迷信不僅使他們與羅馬政府為敵，還要成為全人類的仇人。
[379]

 猶太人的宗教狂熱，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認為沒有理由向崇拜偶像的統治者繳納稅款；另一方面是根據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諭，一廂情願相信具有最高權力的救世主，很快將降臨人間，解開他們的枷鎖，為這些選民建立一個地上王國。著名的巴柯齊巴，宣稱自己就是猶太人盼望已久的彌賽亞，號召全體亞伯拉罕的子孫奮起實現以色列的夢想，終於組成一支聲勢浩大的隊伍，和哈德良皇帝的軍團浴血奮戰達兩年之久。
[380]



儘管猶太人對政府不斷挑釁，羅馬皇帝的憤怒總會隨著獲勝而平息，戰爭和危險一過，帝國恢復平靜，不再惶恐難安。羅馬當局對多神教實施寬容政策，加上安東尼·皮烏斯的溫和性格，猶太人很快恢復古老特權，又能對嬰兒施行割禮，僅有的一條無關緊要的限制，即不得把希伯來種族的特殊標誌，強加於任何皈依猶太教的外族人身上。
[381]

 殘留下來的為數眾多的猶太人，雖不得進入耶路撒冷城區，卻可在意大利的行省和城市建立和維持相當數量的居留點，獲得羅馬法令所規定的自由，享有市民榮譽，無須負擔費力費錢的社會公職義務。羅馬人具有寬容性格，對異教保持不屑一顧的情緒，使得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權制度，在形式上獲得法律認可。猶太教長駐於太巴列的大教長，有權委任下屬教士和信徒，行使內部司法權力，每年從分散在各地的教徒手中收取一定數量的奉獻。
[382]

 帝國各主要城市建立新的猶太會堂，按照摩西律法規定和猶太教教士代代相傳的慣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齋戒日及其他節日慶祝活動，全都可公開舉行。
[383]

 這樣一來，羅馬當局溫和的宗教政策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猶太人冷酷的態度，終於從先知和征服的夢幻中清醒，逐漸安於做帝國馴良和勤勞的臣民。原來猶太人那種對全人類的仇恨情緒，現在不再發展為流血和暴亂的行為，而是另外找到了無害的發洩管道，在經商活動中不放過一切機會掠奪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誦一些難以理解的經文，詛咒傲慢的埃多姆王朝。
[384]



猶太人厭惡羅馬皇帝和臣民信奉的神明，拒絕參與祭拜活動，卻還能自在地過著不受歡迎的宗教生活，使人不得不想到亞伯拉罕的子孫之所以能倖免於基督門徒所受的苦難，其中必有原因存在。這兩個集團的區別不易分辨。但從古代人的觀點來看，這種差別卻至關重要，猶太人是一個民族，基督教卻只是一個教派。雖然每個集團都應尊重鄰近的另一個集團的神聖傳統，但就一個民族而言，更有責任堅持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諭的聲音、聖哲的教誨和法律的權威，一致要求他們必須盡力完成這一民族義務。猶太人自視較常人聖潔，這就會激怒多神教徒，反說他們是令人憎惡的下流種族。猶太人不屑於與其他民族交往，遭人蔑視也是罪有應得。摩西律法大部分內容看來煩瑣而荒謬，然而，許多世紀以來被一個龐大社會所接受，猶太教徒當然也可援例。他們被世人承認有權奉行教規，若違背便被視為犯罪。

這種原則雖可保護猶太會堂，但對原始基督教會並沒有好處，也不能產生保護作用。基督徒只要信仰基督福音，便犯下十惡不赦的罪行。他們割斷了習俗和教育之間的神聖紐帶，破壞帝國和家族的宗教制度，狂妄詆毀祖先長期信仰和崇拜的神聖事物。這種叛教行為(若能這樣認定的話)還不僅是局部或限於某一地區的問題，虔誠的叛教者既然摒棄埃及或敘利亞的神壇，自然不屑於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廟宇中去尋找庇護。每個基督徒都以厭惡的情緒拋棄家族、所在城市以及行省長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體基督徒都毫無例外拒絕和羅馬、帝國乃至全人類所崇信的神明發生任何關係。因此那些受壓制的信徒不論怎麼要求伸張正義，要求聽從良心呼喚和自行判斷不能剝奪的權利，也都無濟於事。基督徒的處境也許使人同情，但是他們所提出的申辯，卻始終不能被異教世界的有識之士和一般信徒領會。按照常人的看法，任何人要是對相沿已久、代代相傳的信仰產生懷疑，簡直和有人忽然對本鄉本土的習俗、衣著或口音感到厭惡一樣荒唐無稽。
[385]




 三、基督教受到誤解的主要因素

異教徒的驚愕很快轉為憎恨，基督徒裡最虔誠的人士，都遭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被冠上不信神的惡名，被認為會給社會帶來危險。怨毒之心和偏頗成見相互為用，把信徒說成是一群無神論者，膽敢攻擊帝國的宗教制度，這幫人受到羅馬當局的嚴厲指責，完全是罪有應得。基督徒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廟所奉行的迷信活動全都斷絕了關係(他們很樂意公開承認這一點)。別人始終不明白他們究竟信奉何種神明，用何種形式的宗教來代替古老信仰和廟宇。基督徒對「最高的神靈」所持有的純潔而崇高的觀念，並非異教徒芸芸眾生的粗俗頭腦所能理解。他們無法體會一個存在於信徒心靈之中獨一無二的上帝，它既不具有任何可見的形體，又不按照習慣舉行祭奠和慶祝，也不設置祭壇供奉犧牲。
[386]

 曾經超然物外對第一動因的存在和屬性進行沉思默想的希臘和羅馬的先哲先賢，不論是出於理智的考慮，或是出於虛榮的作祟，總願意為自己和少數得意門徒保留致力於這種哲理思維的特權。
[387]

 他們絕對不肯承認人類的偏見是真理的標準，但卻認為偏見是人性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

先哲認為，大眾的信仰和宗教要是置感官於不顧，脫離迷信的程度愈遠，愈將無力阻止不著邊際的想像和狂熱情緒產生的幻景。一些才智之士對基督啟示說投以不屑一顧的目光，他們堅信他們匆匆得出的結論，進而更堅信一直尊敬的神性統一觀念，被新教派狂野任性的激情所損毀，為虛無縹緲的玄想所磨滅。一篇據稱出於琉善之手的著名對話錄，作者刻意用嬉笑怒罵的筆調，論述三位一體這個神秘的題目，不僅無法達到期望效果，就飄浮不實的人性的軟弱和深不可測的神性的完美而論，還暴露出作者對這方面的無知。

基督教的創始人不僅被信徒尊為聖人和先知，還被當作神明來崇拜。這一點應該不會讓人感到驚異，因為多神教教徒對民間流傳的神話或任何有關的事物，即使再牽強附會，都會拿來當作祟拜的對象。關於巴庫斯、赫拉克勒斯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各種傳說，早已膾炙人口，所以相信上帝之子一如常人降臨人世，也是想當然之事。
[388]

 但基督徒竟然要拋棄那些供奉古代英雄的神廟，令人感到吃驚。正是這些英雄在世界的早期發明了各種工藝，制定各種法律，征服世界各處危害人類的暴君和妖魔。基督徒寧願選擇一個鮮為人知的教長作為唯一崇拜對象，在早些年頭，那位教長在一個野蠻民族中，成為本族怨毒的同胞和羅馬政府猜忌下的犧牲品。為數眾多的異教徒民眾只對塵世的利益感興趣，拿撒勒的耶穌賜予人類賽過無價之寶的生命和不朽，大家卻視若無睹。在這些貪戀紅塵的人看來，基督自甘犧牲的精神、堅持貞潔的勇氣、博愛無私的胸懷、人品舉止的崇高和生活言行的樸實，不足以彌補缺乏聲望和無所建樹的缺陷。他們拒不承認基督對黑暗勢力和死亡取得巨大勝利，反而對基督教神聖創始人極為可疑的出身、顛沛流離的生活和受盡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甚或橫加污蔑。
[389]



基督徒置本人的信念於國家宗教之上的罪過，因人數眾多和聯合行動而更加嚴重。眾所周知，早有人發表過這方面的見解，那就是羅馬當局對臣民的任何結社活動，都極為仇視和猜疑，即使全然無害甚至抱著有益社會的目的而組成的團體，也很難得到政府認可。
[390]

 因此，脫離公共敬神活動的基督徒，私下舉行宗教集會，自然更令人生疑。他們的組織不合法，最後被認為對社會造成威脅和危險。羅馬皇帝以維護治安為理由，禁止基督徒在夜間秘密集會
[391]

 ，認為他們違背了正義的法則。基督徒由於信仰而表現得執著而頑固，更給他們的行為和用心塗上了一層嚴重的犯罪色彩。羅馬帝王對於俯首聽命的順民或許會立即停止使用武力，他們認定命令能否貫徹執行，關係著統治者的尊嚴。若有一種獨立精神，自認可凌駕於政府權威之上，他們就會使用嚴厲的懲罰來阻止。基督教帶著這種精神就會產生叛逆活動，等到擴展範圍增廣和持續時間加長，就更會受到羅馬當局的壓制。我們已經看到，基督徒主動積極和成效卓然的宗教狂熱，將信仰傳播至帝國的每個行省，甚至每個城市。新的皈依者為了和性質顯然與眾不同的特殊社會建立牢不可破的聯繫，不惜拋棄自己的家族和國家。基督徒陰沉和嚴峻的神態，對正當謀生活動和各種人生樂趣的厭惡，加上經常散佈大難即將臨頭的預言
[392]

 ，使得異教徒不免憂心忡忡，害怕這個新教派會帶來某種危害。大家愈是不明白，就愈感到後果嚴重。普林尼說道：「不管基督教的宗旨是什麼，只憑著他們桀驁不馴的頑固態度，就應予以懲罰。」


 四、早期基督教所採取的防衛措施

基督的門徒進行宗教活動時，總盡量避開別人的耳目，最初是出於恐懼和需要，後來卻完全是有意為之。基督徒極力模仿古希臘伊琉西斯神秘派極端詭秘的做法，
[393]

 認為這樣就會使他們神聖的組織在異教徒心目中愈顯高不可及。然而許多事情並不能盡如人意，後來產生的結果完全與他們的意願相反。人們普遍認為，基督徒之所以遮遮掩掩，是由於有些做法根本見不得人。這種被曲解的小心作為，為敵視他們的人提供了製造謠言的機會，使懷疑他們的人更對可怕的謠傳信以為真。這些故事四處流傳，基督徒被說成是人類中最邪惡的敗類，躲在黑暗的角落裡幹著荒唐的下流勾當，不惜犧牲人類的尊嚴和道德，取悅那位不可知的神。有許多人假裝悔過自新，出面講述親眼所見舉行拜神儀式的情景。他們肯定地說：

基督徒入教的神秘儀式，是把一個剛出生且渾身沾著麵粉的嬰兒，捧到一位手持匕首的新入會教徒面前。他閉著眼在這個代他贖罪的犧牲品身上胡亂砍殺。殘酷行動完成後，教徒們便大口喝乾嬰兒的血，大塊吞食還在顫動的小肢體，全體須通過這共同的犯罪意識以保證彼此永恆的秘密。更有人證明說，在這種慘無人道的獻祭後，大家便一起吃喝，所有人都以狂飲來滿足各自的獸慾。待某個時刻，燈火突然全部熄滅，所有人拋棄羞恥心，遺忘人的天性，並在黑暗中不顧倫常，胡亂進行交配。
[394]



然而，只要仔細讀一讀古代基督徒的申辯書，任何一個正直的反對派人物，對這些誹謗造謠的說法，都不會信以為真。基督徒堅持本身的清白，向羅馬政府地方官員呼籲，要求追查謠言。他們宣佈，只要有人能夠為誹謗他們的罪行提供任何證據，甘願領受最嚴厲的懲罰。他們同時還反駁說，別人胡亂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不僅毫無實據，從情理上來推斷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這方面倒是令人信服。他們反問道，福音書上一條條聖潔的戒律，對於各種合法的享樂尚且要加以禁止，誰能相信竟會唆使教徒去犯那些最值得詛咒的罪行；誰能相信如此龐大的一個宗教團體，會有人這樣令自己的組織聲譽蒙羞；誰又能相信如此人數眾多、品性各異、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的人群，對死亡尚無所畏懼，竟會違背教養和天性深深印入腦中的做人準則。
[395]

 這樣義正詞嚴的申辯，除了有些基督教的辯護士不識大體，為了發洩對教會內部敵人的切齒仇恨，不惜損傷宗教事業的共同利益以外，任何言辭都駁不倒申辯的真實性。

當然，這些辯護士有時暗示，有時直截了當宣稱，強加於正統基督徒頭上血腥的獻祭活動和淫亂行為，事實上是馬西昂派、卡勃克拉特派以及屬於諾斯替派的幾個小教派的所作所為。這些派別已成為異端，在某些方面仍然遵循基督教的戒律。
[396]

 其結果是，那些和基督教會脫離關係的分裂教派，也使用類似的罪名來指控基督徒。
[397]

 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人聲稱，那種不堪入耳的淫亂行徑，在大批自稱為基督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正統信仰和異端教派之間微妙的分界線，異教徒政府地方官員根本無法分辨。他們認為這是不同教派之間的仇恨，揭發出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當局有時本著溫和與冷靜的態度，完全不理會各教派之間的宗教狂熱，經過公正的慎重調查之後所做的報告中，總是聲稱那些拋棄羅馬宗教信仰的派別，所做的交代很真誠，行為也無可非議。雖然他們那種荒謬和過度的迷信會招致法律的懲處，但這樣的調查，對首批基督徒的安寧和名聲，總是件好事。
[398]




 五、羅馬當局對基督教所抱持的觀點

歷史的使命在於從實記錄史事以為後世借鑒，要是刻意為暴君的行為開脫責任，或為迫害的旨意尋找借口，就會自取其辱。我們必須瞭解，那些看上去對原始教會毫無善心的羅馬皇帝，要是將他們和近代君王動輒使用軍隊暴力和恐怖手段以鎮壓不同信仰的臣民做一個比較，其罪惡程度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一個像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這樣的君王，
[399]

 無論從個人的思想和感情方面，應該都能認清良知的權利、信仰的義務和法律的公正。古代的羅馬帝王和官吏，對基督徒堅持信仰的原則一無所知，但出於促使基督教合法或自然皈依本國的神聖宗教制度的考慮，他們的內心不會產生敵對的動機，所定的罪責也可以獲得緩頰，這些因素都能夠降低進行迫害的激烈程度。當局的行為出於立法者的溫和政策，不受具有偏見的宗教狂熱所驅使，執行那些針對地位卑賤的基督徒所制定的法律時，常因蔑視心理而不以為意，甚至出於人道的關懷而免於處理。要是我們全面檢視羅馬當局的心態和動機，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其一，當局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後，才發覺對此一新興教派不可漠然視之。

其二，任何臣民被控犯有此一奇特罪行，當局在量刑定罪時，都會特別謹慎處理。

其三，處罰以從寬為原則。

其四，受害的教會有和平安寧的時期。

那個時代的異教徒作家長篇大論寫下皇皇巨著，但是對基督徒這個問題，一直視為平常，著墨不多。
[400]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根據可信的史料，來證明這四點符合事實，所言不虛。

感激上天的恩賜，早期的基督教會被一層神秘的面紗罩住，在教徒的信仰成熟、人數增加之前，保護他們免於惡意的攻擊，甚至完全不被異教徒知曉。他們逐漸拋棄摩西所規定的種種崇拜儀式，為最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安全而無害的掩護。由於他們大部分都是亞伯拉罕的族人，割禮就是最特殊的標誌，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毀之前，他們一直在那裡舉行禮拜，並將律法和先知視為神的旨意在地上顯現。就是在心靈上接受以色列應許之說的非猶太人，在改變信仰以後從外觀上也被視為猶太人。
[401]



多神教徒重視表面的祭典和儀式，更甚於信仰的實際內容。這個新興教派有偉大的企圖和期望，始終小心地加以掩飾，不動聲色地私下傳播，從羅馬人對那個聞名的古老民族所抱持的寬容政策中，獲得相當程度的保護。時隔未久，猶太人受到宗教狂熱和對異端深仇大恨的刺激，慢慢覺察到他們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棄猶太教堂的教義，一心一意要把異端邪說淹沒在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早已解除他們執行惡毒念頭的武裝能力。雖然他們有時還能無法無天，行使煽動叛亂的特權，但是已不再擁有審判罪犯的司法權力。同時猶太人發現，要在一個冷靜的羅馬政府地方官員的心中，煽起由狂熱情緒和偏見引起的仇恨也確乎不易，何況各行省總督曾宣佈，隨時準備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一旦羅馬人聽說問題的核心不是具體事件，而只是一些有關宗教的空話以及猶太教的律法和預言應如何解釋所產生的爭論時，羅馬當局便覺得，認真研究在一些野蠻和迷信的人當中發生的不著邊際的意見分歧，未免有損於羅馬帝國的尊嚴。因此，第一批基督徒的清白無辜，倒是受到全然無知和不屑過問的保護，異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變成躲避猶太會堂瘋狂迫害最安全的庇護所。
[402]



確實，如果我們願意接受從古代遺留下來的傳說，也會在這裡重述十二使徒漫遊異邦的行程，他們的種種神奇行跡，以及各自不同的死難情景。但是，經過一番更細膩的研究，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些曾目睹基督創造各種奇跡的人，如何可能會被允許在巴勒斯坦境外，用自己的鮮血來證實他們所言不虛。
[403]

 從常人的正常壽命來判斷，就能知道，在因猶太人的不滿而導致的那場以耶路撒冷的徹底毀滅而告終的瘋狂戰鬥爆發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數人都應該早已過世。從基督死亡到那場令人難忘的暴亂之間，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除了在基督死後第35年，也就是那場大暴亂發生之前兩年，尼祿曾對帝國的基督徒突然進行過一次短暫而殘酷的迫害之外，我們沒有發現羅馬政府改變寬容政策的任何跡象。後來我們之所以能夠知道這一獨特事件的歷史面貌，主要是依靠那位具有哲學頭腦的歷史學家，僅憑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們不能不對這段史料做一番最認真的思考。


 六、羅馬大火引起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

尼祿當政的第10年，帝國首都遭到一場大火，為禍之烈和受害之廣都是前所未有。所有希臘藝術和羅馬功勳的紀念物，布匿戰爭和征服高盧的全部戰利品，最神聖的廟宇和最壯觀的宮殿，都被兇猛的烈火吞噬。羅馬城劃分為14個區部或地段，只有4個區部完好如初，3個區部被夷為平地，其餘7個地段在經歷大火肆虐後，到處是斷壁殘垣的悲慘景象。
[404]

 當局提高警覺，採取各種預防措施，不讓這場重大災害引起不良後果。皇家花園開放收容受難民眾，迅速搭建臨時房舍讓災民棲身，提供廉價的糧食和民生用品。從下達的詔書對市容重整和民宅建構所做的規定可以看出，羅馬當局採用了一種最寬厚的政策。正如繁榮時期通常會出現的情況一樣，羅馬大火發生數年以後，反而建造出比過去更美麗整齊的新城市。尼祿在這段期間盡量謹言慎行，裝出悲天憫人的仁慈態度，還是無法使他免於大眾的猜疑。而且把罪名加在一個殺妻弒母的兇手身上，
[405]

 是很自然的事。身為國君，無視尊貴的地位，竟敢在劇院登台獻藝，這種人還有什麼蠢事做不出來。因而謠言到處流傳，指控皇帝縱火燒燬自己的都城，愈是荒謬的傳言愈容易迎合災民憤怒的心情。當時竟有一種聳人聽聞的說法，更是使人堅信不疑，說是尼祿欣賞他所引燃的大火，手裡彈著七絃琴，高歌特洛伊的焚燬而發思古之幽情。
[406]

 尼祿皇帝為了轉移用專制力量也無法消除的嫌疑，決意要找一些人出來當替死鬼。塔西佗曾經這樣寫過：

因此，尼祿為了闢謠，將群眾所稱的基督徒抓來。這些人因作惡多端普遍受到厭惡，於是用各種殘酷至極的手段來懲罰他們。教派因創始人基督而得名，在提比略當政時，被代行法務官頭銜的龐提厄斯·彼拉多處死。
[407]

 這有害的迷信雖一時受到抑制，但再度於發源地猶地亞傳播，並蔓延到首都。須知羅馬是當世最污濁放蕩的罪惡淵藪，邪教在受到庇護之下，非常猖獗地流行開來。起初，當局將自認是教徒的人逮捕起來，繼而根據他們的揭發，有大量人員被判罪，與其說是在城市縱火，不如說是由於他們對人類的憎恨。
[408]

 他們死於殘忍的酷刑，臨終還受到凌辱和訕笑。有些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有些人全身縫上獸皮，讓狗撕裂。那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後來身上浸著易燃物質，在夜晚點上當成照明的燈火。尼祿把自己的花園當成大型展示場所，到處是慘無人道的景象，還舉行賽車活動，皇帝親臨主持，他有時還會打扮成賽車手的模樣混雜在人群中。基督徒的罪過實在應予以嚴懲示眾，但輿論認為這批可憐蟲是死於暴君的殘酷，並非為著大眾的利益，因此群眾由痛恨轉為憐憫。

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觀察人類變革的人，一定會注意到，尼祿位於梵蒂岡的花園和競技場，受到首批基督徒鮮血的污染後，卻因這個受迫害的宗教的一連串的勝利，以及代表的極大的特權而變得更為名聞遐邇。就在這塊土地上，歷代教皇修建了一座比古代朱庇特神殿更為壯觀宏偉的教堂。他們從加利利海卑微的漁夫
[409]

 手裡，獲得統治全世界的權力，所繼承的是愷撒的寶座，為征服羅馬的蠻族制定法律，把管轄心靈的統治範圍，從波羅的海推展到太平洋的兩岸。

有關尼祿的迫害活動，在此還要提出幾點意見，希望能夠解釋若干疑點，為研究後續的教會歷史提供一些線索：

其一，後世抱持懷疑態度的學者，也不得不相信上述離奇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塔西佗這段著名記述的可靠性。前一點已經為治學嚴謹的蘇埃托尼烏斯所證實，他也提到過尼祿曾懲罰過一個新的邪惡的新興教派。
[410]

 可為後一點做證的則有：說法雷同的古老手稿；塔西佗為文那難以模仿的特殊風格；他那可以保證自己的著作不被狂熱分子篡改的極高的聲望；還有就是那段記述的主要精神，雖然指控首批受害基督徒犯了滔天大罪，但並未提到他們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神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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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塔西佗出生在羅馬大火的前幾年
[412]

 ，只能從閱讀史料和與人閒談中瞭解到幼年時代所發生的大事。他早年的生活平淡無奇，直到他的天才完全發揮出來以後才為公眾所矚目。他對高尚的阿格裡科拉出於感激之情的懷念，寫出使後人讀之深受感動而有所啟發的最早的一部歷史作品，這時他已經40歲了。他以《阿格裡科拉傳》和《日耳曼志》一試身手以後，竟令人始料未及地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自奧古斯都崩殂至涅爾瓦繼位的30卷本《羅馬編年史》
[413]

 。涅爾瓦的仁政創造了公正和繁榮的時代，使塔西佗的晚年可以用全副精力來治史。當他進一步研究所要著述的題材之後，考慮到自己的榮譽，避免讓人作為筆誅的口實，認為與其頌揚在位帝王的德行，倒不如記錄往日暴君的罪惡。他決定以編年史的形式，敘述奧古斯都以降相繼四代帝王的行跡。要將80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修飾，使之成為一部不朽的名著，使每段文字都能發人深省而又栩栩如生，即使是對塔西佗這樣的天才人物而言，也要耗盡他大半輩子的心力。戰功彪炳的圖拉真在當政末期，已將羅馬的勢力擴張到古老的限制範圍以外，這位歷史學家卻在《編年史》的第二卷和第四卷中，描繪出提比略的暴政。等到哈德良皇帝繼承王位，塔西佗按照預定的進度，還來不及敘述首都的大火以及尼祿對基督徒的殘酷行為。這時候的間隔只有60年，身為編年史家，有責任要能容納當代人的各種觀念和看法。但是，塔西佗已躋身哲人之列，在悉心探討這個新教派的起源、發展和性質時，很自然地拋開尼祿時代的偏見，而以哈德良時代的看法為依據。

其三，塔西佗常常會考慮到讀者的好奇和見識，將許多事件中間環節的狀況和概念，留給讀者自己補充，因此他的行文極為簡潔，故意省略這些環節。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必然有特殊原因，導致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否則，照當時他們的隱秘生活和清白無辜來看，不太可能引起帝王注意，更不可能觸怒當局。猶太人在自己的家鄉受到壓迫，現在大量聚居在首都，比起基督徒當然更會引起皇帝和民眾的懷疑，何況一個對羅馬的壓迫感到忍無可忍的民族，不惜採取殘暴的手段來報仇雪恨，倒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是猶太人在皇宮裡有靠山，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暴君本人。美麗的波培婭是尼祿的皇后，也是皇宮的主宰，還有一位猶太血統的演員深受皇帝寵愛，都在為這個讓人厭惡的民族說項講情
[414]

 。想要猶太人不受牽連，必須找出替罪的羔羊，於是有人提出，雖然真正的摩西信徒與羅馬大火沒有關係，但最近他們之中產生了一個有害的教派，像加利利派可是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在加利利派這個稱呼之下，有兩類人被混為一談，其實他們的行為和信仰根本風馬牛不相關，一類是信奉拿撒勒耶穌的門人弟子
[415]

 ，另一類是投身到高盧人猶大旗幟下的狂熱信徒
[416]

 ；前者是人類的朋友，後面這類人才是充滿仇恨的敵人。他們之間唯一類似之處，是為了捍衛堅定的信仰絕不會讓步，全然無畏於死亡和酷刑的威脅。猶大的追隨者在煽動同胞全面叛亂以後，全部在耶路撒冷的廢墟中壯烈犧牲；但作為基督徒的耶穌信徒，則已經遍佈在整個帝國。在塔西佗所處的哈德良時代，一個完全被人遺忘的邪惡教派，竟將它的罪行和禍害，歸之於應公正對待的基督徒身上，倒是自然不過的事。

其四，不管人們對這種臆測(這只是一種假定而已)抱持何種想法，事實非常明顯，尼祿對基督徒進行迫害所產生的後果，包括引起的原因，都限於羅馬城的範圍之內。加利利派或基督徒所信奉的教義，從來沒有成為懲罰的標的，也沒有受到追究查禁。從此以後，他們在長時期內遭受苦難的概念，一直與殘暴和虐待發生關聯。後來幾位較為溫和的皇帝，將這個受到暴君壓迫的教派，看成善良和無辜的被害人，盡量採取寬容的對待方式。


 七、圖密善當政對基督徒的迫害

有件事值得注意，耶路撒冷的聖殿和羅馬的朱庇特神殿，幾乎同時毀滅於戰火之中。
[417]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信徒自願向聖殿所做的捐獻，竟然被暴虐的征服者搶走，拿來整修和裝飾朱庇特神殿
[418]

 。羅馬皇帝向猶太人徵收人頭稅，雖然每個人繳的稅額有限，但是這筆錢的運用早已有所計劃，征斂的手段非常嚴厲，讓人認為是一項讓民眾不堪其苦的苛政。有些人與猶太人既無血統淵源，也沒有宗教關係，稅務官員還是可以任意課稅。基督徒原來藉著猶太人的會所當庇護，現在也無法逃脫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直不願沾染上偶像崇拜的嫌疑，憑良知也不能為披著魔鬼外衣的朱庇特神廟盡力。由於基督徒當中儘管數目日減，卻仍有相當數目的人依舊信奉摩西的戒律，他們想要極力掩蓋猶太血統，卻很不容易做到，只要檢查是否行過割禮，馬上就能揭穿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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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羅馬當局的官員來說，他們可沒有工夫去研究這兩個教派在教義上的差異。在那些用皇帝名義設置在羅馬的法庭或是以代行法務官名銜設置的猶地亞地方法庭上，有兩位受審的基督徒，據說他們的出身甚至比偉大的君王還要高貴得多。他倆是耶穌基督的親兄弟使徒聖猶大的孫兒，
[420]

 本來具備繼承大衛王的資格，受到全民的尊敬，從而引起總督的猜忌。但是他們的穿著襤褸而且答話很老實，很快讓當局相信，他們既沒有意圖，也沒有能力擾亂羅馬帝國的安寧。他們很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皇室血胤，以及和彌賽亞的近親關係，但是否認有任何世俗的企圖，聲稱要建立純粹屬於精神和心靈的天國。當被問到財產和職業時，他們就伸出因每日辛勤勞動而長滿老繭的雙手，說是完全靠著耕種為生，在科卡巴村莊附近有一塊面積約24英畝的土地，價值約9000德拉克馬或300英鎊。於是聖猶大的孫兒在總督既憐憫又鄙視的心情下，無罪釋放。

大衛王室的衰落使後代子孫免於暴君的猜忌，但是自己家族的興旺使得怯懦的圖密善皇帝提高警覺。只有他所恐懼、憎恨或尊敬的羅馬人流血，才能消除他的不安。所以圖密善對付自己親叔叔弗拉維烏斯·薩比努斯的兩個兒子，老大很快以涉嫌謀叛而定罪，小兒子弗拉維烏斯·克萊門斯，由於生性懦弱無能，才倖免於死。皇帝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對這位不會造成威脅的堂弟真是恩寵備至，把自己的外甥女多米蒂娜許配給他，收養他們所生的兒子，希望有一天讓他繼承王位，並賜予孩子的父親執政官的高位。可是，連一年的任期都沒有滿，圖密善就找了一個微小的借口，將堂弟判處死刑，多米蒂娜也被放逐到坎帕尼亞海岸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島上去。
[421]

 另外一大批被牽連進去的人，不是被處死就是被判沒收財產，被指控的罪名是「無神論者」和「認同猶太人」。
[422]

 按照當時官府和輿論對基督徒模糊不清的瞭解，以此二者離奇結合而成的罪名，除了用於基督徒身上，對其餘人員全都不適合。

就憑著這種「莫須有」的解釋，並由於過於迫切地希望拿一個暴君的多疑作為他們死得光榮的證據。於是教會便將克萊門斯和多米蒂娜列於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單之中，並將圖密善的暴行稱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這次迫害(如果配得上這個稱呼的話)的時期並不長，處死克萊門斯和放逐多米蒂娜後不過幾個月，一名深得多米蒂娜喜愛的自由奴史蒂芬，雖然沒有信奉她的宗教，卻在皇宮裡刺殺圖密善。元老院對死去的皇帝加以鞭屍，廢除他所下的詔書和判令，赦回被流放的人。在涅爾瓦皇帝溫和的統治下，無辜的受害者恢復地位，發還所沒收的財產，就連一些罪無可恕的人也都獲得赦免，或者逃脫了懲罰。


 八、圖拉真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審判程序

大約過了10年，圖拉真在位時，小普林尼被他在元老院的同僚和皇帝任命為比提尼亞和本都的總督。他到任後不久就發現，對於這樣一個和他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應依據哪些法令和規定來進行法院的審判工作。小普林尼從來沒有參與過審理基督徒的案件，只知道有這個教派的名稱，至於他們所犯的罪行屬於哪種性質，按什麼方式定罪，應給予何種懲罰，他根本一無所知。他在惶恐的狀況下，就像以往慣常的做法，將這個新興教派的狀況寫了一篇奏章，就他個人難免有點偏袒的看法，呈給圖拉真裁定，請求皇帝以聖明的睿智解開他的疑惑、開導他的無知。小普林尼的一生汲汲求知，通曉政府事務，19歲的年紀就以出色的辯詞，在羅馬法庭初試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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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元老院佔有一席之地。他也榮任過執政官，個人交遊廣闊，與意大利和行省的各階層都有聯繫。如果說他對這方面無知，那倒是釋放出來一些信息。我們因而可以斷定，當他出任比提尼亞總督時，對於取締基督徒並沒有一般的法規和元老院的敕令。因為無論是圖拉真還是以前幾位公正廉明的皇帝，他們的詔書和司法裁定，都會收入民法和刑法的法典之中。同時，當局並沒有公開表明對這個新興教派的意見，即使在法庭上有取締基督徒的訴訟程序，卻沒有一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可以成為當局必須遵循的先例。

圖拉真的宗教政策在概念上或許會發生錯誤，但就他對小普林尼奏章的批示來加以對比，表現得還算公正仁慈。因而後來有一段時期，基督徒常用來為自己辯護。圖拉真皇帝並沒有表現出宗教法庭審判官那種狂熱，要把異端查得水落石出，一點都不能放過，使判罪的人愈多愈好。相反地，他表示最關緊要之處，在於保護無辜者的人身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逃脫制裁。他承認要制定一套普遍適用的法律甚為困難，但在頒布兩項較為寬大的法令後，對於受苦受難的基督徒，確實起了支持保護的作用。雖然他明令指示地方官員懲處已依法定罪的基督徒，但基於人道的考慮，還是提出非常矛盾的做法，那就是禁止對未定罪的嫌犯進行審訊，也不允許有一點風聲就進行追究。皇帝對於匿名指控概不受理，認為這種可恥的行為損害政府信譽，因而嚴格規定，要以「信奉基督教」的罪名給人定罪，必須有合法的控告人公開出庭做證。

按照這樣的規定，任何人要想充當告發人這種引人怨恨的角色，必須公開說明產生懷疑的理由，具體提出秘密集會的時間和地點，列出大量內部情況的資料。而這些都是教徒嚴格保密，絕對不會讓這些神聖的事物為基督教的敵人所褻瀆。要是控告人的指控生效，必然遭到人數眾多而又活躍的教派的仇恨，受到人群中思想開明分子的譴責，而且不管任何時代和國家，這種行徑都被視為可恥的告密者。反之，若證明控告不實，按照哈德良皇帝所頒布的法令，凡誣告市民犯有信奉基督教的罪名者，會受到嚴厲處分，最高可判處死刑。個人之間的仇恨或者宗教信仰的衝突，可能會無視於遭受侮辱或危險所帶來的恐懼，但是也可想像得到，羅馬帝國的異教徒中，很少人願意以身試法來指控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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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規避法律的限制所採取的權宜手段，對於制止私人仇恨或宗教狂熱的害人計謀，確實發揮很大的功效。恐懼和羞愧的心理對個人行為產生制約，但在人數眾多而喧囂的集會中，這種影響力就會失去作用。虔誠的基督徒希望獲得殉道的光榮，當然有更多人力求逃避，不是迫不及待，就是提心吊膽地等待按規定即將來臨的節日慶典和競技比賽。一到這種場合，帝國各大城市的居民都會聚集到競技場或者露天大劇場去。那裡所具有的特殊氣氛以及舉行的各種宗教儀式，激發起他們狂熱的情緒，讓他們完全喪失人性。無數的觀眾頭戴花環，滿身經過香熏，要用犧牲的鮮血淨化靈魂，置身於保護神的畫像和祭壇之中，全部沉浸在宗教信仰所帶來的歡樂之中。他們這個時候就會想到，只有基督徒憎惡全人類共有的神祇，懷著陰險的惡意拒不參加莊嚴的集會，就是在對公共喜慶活動進行侮辱或表示厭惡。

如果帝國最近遭到任何災難，比如一場瘟疫，一次饑荒，或一場戰爭的失利；如果台伯河氾濫成災，或者尼羅河河水沒有漫進田地；如果發生地震或者季節的寒暑失調，這時，迷信的非基督徒認定這全是基督徒的過錯，他們的罪孽和瀆神活動，雖然因政府的過分仁慈而得到寬恕，終於還是引起上天的震怒。在一大群狂亂和被激怒的暴民環伺之下，訴訟案件不會按公正的法律程序進行。在一個被野獸和角鬥士鮮血染污的競技場裡，不可能聽到憐憫的聲音。龐大人群不耐煩的怒吼聲，指控基督徒是全體人類和神明的公敵，呼籲判處他們最殘酷的刑罰。於是人們就會在這個新教派中挑出一兩個出頭最多的人物，帶著無比激憤的情緒呼喊著他們的名字，要求把他們抓來扔進關著獅子的獸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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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這類集會的行省首長和地方官員，一般都會滿足民眾這種要求，犧牲幾個最惹人痛恨的基督徒，來平息他們的怒火。但是，有一些明智的羅馬皇帝保護基督徒，免遭暴亂群眾任意指控所帶來的傷害。他們很公正地譴責這類私刑，認為這既不符合鞏固統治的要求，也有損帝國政府的公道立場。哈德良和安東尼·皮烏斯的詔書都明確宣佈，集會上民眾的呼喊，對熱心信仰基督教的人，永遠不能作為定罪和懲罰的合理見證。
[426]




 九、羅馬當局對基督徒的處置及殉教狀況

有些基督徒定罪以後也不一定要服刑，經過證人的證明，或者自願招供，已經充分坐實有罪的人，仍能自己掌握選擇生或死的權利。基督徒使地方官員最感憤恨之處，不在於過去的可惡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態度。當局認為對定罪的人，已經提出非常寬大的赦免條件。他們只要同意在祭壇上敬幾炷香，就會平安地在一片掌聲中當場釋放。大家認為，一位仁慈的法官要善盡責任竭力感化，而不是懲罰那些迷途的狂熱分子。法官根據被告的年齡、性別和具體處境而採取不同態度，不惜屈就高高在上的身份，向教徒指出活著如何充滿樂趣，死亡是可怕的絕滅，不僅苦口婆心勸說，有時甚至請求他們多同情一下他們可憐的家人和親友。如果規勸和威脅都不起作用，還會使用暴力，皮鞭和刑架可用來補充說服力之不足。為了制服這些在異教徒看來如此冥頑不靈、怙惡不悛的罪犯，不惜使用各式各樣的酷刑。對於迫害者這種離奇的行為，古代的基督教辯護人據實提出嚴厲的指責，說當局違反一切法律原則和正常的法庭程序，然而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強迫罪犯承認自己所犯罪行，而是要他否認自己的罪行。

等到後來，接連幾代的修道士在孤寂無聊之中，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種死狀和苦刑為樂，挖空心思發明許多想入非非的離奇酷刑。他們假想狂熱的羅馬政府地方官員，置一切道德觀念和公共廉恥於不顧，竟然對無法制服的人進行姦污，下令可以使用最野蠻的暴力。據說那些視死如歸的虔誠婦女，往往被迫受到更嚴酷的考驗，要她們決定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貞潔究竟何者重要。奉命前來姦污她們的淫蕩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莊嚴的告誡，要他們對那些不願向維納斯祭壇敬香的瀆神處女，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維護愛神的榮譽。可是，他們的強暴行為總是無法得逞，總會有某種神奇的力量及時進行干預，使這些貞潔的女基督徒，最後能夠免於遭受身不由己的蹂躪。在這裡我們一定要明確交代，在比較古老和更為可信的教會記錄中，很少有這類污穢筆墨的誇張詞句。
[427]



對早期殉教者的描述，之所以如此不顧事實真相，表現得如此荒誕，主要是出於一個很自然的誤解。公元4世紀和5世紀的教會作者妄加猜臆，認為羅馬政府地方官員像異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樣，對基督徒懷有勢不兩立的狂熱仇視。誠然，一些由平民搖身一變成為朝廷顯貴的人員，可能會懷有基層民眾的成見。還有一些人出於貪婪或恩怨，也會表現得殘酷無情。
[428]

 但是我們必須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可以用早期基督徒感激涕零的供狀作為證明，皇帝或元老院派往各行省操持生殺大權的地方官員，絕大多數都是溫文爾雅、頗有教養的人士，他們尊重法治精神，通曉各種哲理，往往拒絕執行可厭的宗教迫害任務，對某些告髮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基督徒指明逃脫刑責的辦法，使之免遭法條的懲處。尤其在官員被授予可以自行裁決的司法權力以後，
[429]

 他們總是盡量解救和幫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而非變本加厲做進一步壓迫。當局並沒有將被告到法庭的基督徒全部判罪，更沒有把那些狂熱堅持基督教信仰、已被判罪的人全都處死。在大多數狀況下，基督徒都會被判處不太嚴厲的懲罰，如監禁、流放或者發配到礦山服行苦役，
[430]

 為遭到判決的不幸受害者，保存一線希望。如能遇到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戰爭獲勝等國家慶典，皇室會頒令大赦天下，他們很快就可以恢復原來的地位和財富。

羅馬政府地方官員若要立即處死殉教者，看來只是從兩個極端中仔細挑選的少數人。其中大部分是主教或執事，都是在基督徒中最有地位和影響力的人，處死他們，可以產生殺一儆百的作用。不然就是些基督徒中身份最卑賤的人，特別是那些處於被奴役地位的貧民，一般人認為這些人的生命一文不值，他們的苦難在古代人看來，不值得掛齒。
[431]

 學識淵博的奧利金曾經親身經歷，而且廣泛閱讀古代基督教的歷史，非常明確而且清楚地提到，真正殉教者的人數實在是微不足道。單憑這種權威性的論點，就足以推翻一般人所謂的曾經出現一支殉道大軍的說法。從遍佈羅馬各地的許多地下墓穴中，搜尋到的殉教者的遺骨和遺物，數量之多，足以塞滿為數眾多的教堂，
[432]

 神跡和功德更成為連篇累牘的聖徒傳奇中不可思議的主題。
[433]

 但是，奧利金一般性的議論，可以從友人狄奧尼西烏斯的具體證詞中得到解釋和說明。狄奧尼西烏斯生活在亞歷山大裡亞這座大城裡，一直受到德西烏斯皇帝的荼毒，但是按照他的估計，因信奉基督教被迫害至死的殉教者，大約只有十男七女。


 十、迦太基主教西普裡安殉教始末

就在羅馬當局進行迫害的同一時期，能言善道、積極進取又充滿宗教狂熱的西普裡安，不僅管轄迦太基教會，更負責整個阿非利加教區。他具有能使信徒升起虔誠尊敬心的特質，但也激起異教徒地方官吏的猜忌和仇視。由於他的地位和性格使然，他注定成為招致嫉妒和危險的目標。然從西普裡安一生的經歷來看，人們過分誇大了這位基督教主教所處的危險處境。比起一些俗世的野心人物，為追求權勢和富貴，他所冒的風險要小得多了。須知4位羅馬皇帝連帶整個家族、親信和部從，在短短10年之內全部灰飛煙滅。這段時期迦太基主教憑借其口才和威望，一直在指導阿非利加教會會議的工作。他出任主教3年以後，有幾個月的時間，因德西烏斯皇帝嚴厲的詔書，對於地方當局的偵騎四出而感到緊張，也為民眾在公共集會中，要求把基督教的領袖西普裡安抓來喂獅子的狂暴叫囂聲感到驚懼。為謹慎起見，他覺得應該迴避，遂逃到一處與世隔離的僻遠地方躲藏，但仍與迦太基的教士和民眾保持聯繫，在那裡直到風暴過去，不僅可以保全性命，也無損於自己的權勢和聲望。不過，這種極端小心的做法難免引起非議，有些行事嚴正的基督徒對此事感到惋惜。那些與他有仇的人公開加以辱罵，認為放棄神聖的職責是怯懦和背叛的行為。他對自己行為的正當性提出辯護，目前暫時苟全性命，供來日教會在緊急時獻身之用，並無不當，而且有幾位主教的先例。
[434]

 何況他還是遵從神的旨意。但真正可以杜絕悠悠之口的做法，是在8年以後，他決心以身殉教的那種從容赴義的精神。有關他遇難的真實狀況，有人抱著宗教的熱誠很公正地記載下來，只要摘錄其中最重要的情節，我們對羅馬當局宗教迫害的精義和方式，就會有更深入的瞭解和認識。
[435]



就在瓦萊裡安和伽利埃努斯分別第三次和第四次出任執政官那一年(257 A.D.)，以代行執政官頭銜出任阿非利加總督的帕特努斯在私人的議事廳裡召見西普裡安，向他宣達剛接到的皇帝詔書
[436]

 ：凡是背棄羅馬宗教的人士，應立即回歸到祖先遺留的祭典儀式。西普裡安毫不猶豫地回答，他不僅是基督徒還是主教，只信奉和禮拜唯一的真神。他身為帝國的臣民，每天都為兩位皇帝的聖躬康泰禱告。他用溫和而充滿信心的態度，堅持公民應享的權利，對總督這些難以釋懷而且明顯違法的問題，表示無法接受。西普裡安以抗命罪被判處流刑，很快被發配到濱海的自治城市澤吉塔尼亞，該地氣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離迦太基大約有40英里。被流放的主教在那裡過著舒適的生活，為能堅持理念而沾沾自喜。他的名聲傳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事跡被印製成冊用來教誨人數眾多的基督徒。雖然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卻被來信、訪問和各種賀詞所打斷。等到行省的新總督到任後，西普裡安所處的狀況更加好轉，他從流放地赦回，不過還是不准進入迦太基，他就在首都近郊自己的花園裡居住。
[437]



西普裡安被捕過了一年以後
[438]

 ，阿非利加總督伽勒裡烏斯·馬克西姆斯接到皇帝的命令，要處死一批基督教的神職人員。迦太基主教知道自己會被選為犧牲者，脆弱的心靈受不了打擊，剛開始想偷偷逃走，不願身陷險境以獲得殉教的光榮，但是很快他恢復了知天安命的態度，回到花園靜候死神使者到臨。兩名高階軍官奉命前來拘捕，坐上馬車把他夾在中間，當時因總督很忙排不出時間來處理，所以未送到監獄。他們將他帶到迦太基的一所私人住宅，也就是其中一位軍官的家裡，準備了一桌精美的晚餐款待主教，允許教會的朋友前來見他最後一面。這時，外面的大街上擠滿了大群教徒，都為精神上的導師即將面臨的命運感到憂慮和驚慌。
[439]

 西普裡安在第二天早晨被帶上法庭，總督在詢問過姓名和案情以後，命令他向羅馬的神明獻祭，特別表明要他考慮抗命不從的後果。西普裡安肯定而堅決地加以拒絕。於是，總督在和列席的陪審官員稍事討論後，帶著無可奈何的神色判處死刑。判決書的內容是「塔西烏斯·西普裡努斯敵視羅馬神明，身為犯罪集團的首領，妖言惑眾，公然違抗兩位聖明皇帝瓦萊裡安和伽利埃努斯的法律，本法庭依法宣判處斬首之刑」。處決他的方式盡量溫和以減少可能的痛苦，也沒有使用酷刑逼使迦太基主教放棄自己的信仰，或是供出他的同謀。

判決一經宣佈，等候在法庭門口的大群基督徒立刻發出「我們願意一起去死」的呼聲。他們流露出的強烈的熱情對西普裡安毫無幫助，但是也沒有為自己帶來危險。西普裡安在幾個護民官和百夫長的護衛下，既沒有抵抗也沒有受到任何侮辱，就被解送到近郊的刑場。寬闊的平地上早已擠滿觀看的群眾，幾位在教會協助他的長老執事和輔祭，奉准陪伴充滿聖潔光輝的主教，幫他脫下長袍，將亞麻布鋪在地上，承接為教會犧牲的寶血，並且聽從他的吩咐給了劊子手25個金幣。於是這位殉教者先用雙手蒙住臉孔，等他將手垂下時只見刀光一閃，頭顱便被砍落下來，屍體留在原處幾個小時，用來警告這些信奉基督教的非猶太人。到了夜晚，來了一支聲勢浩大的隊伍，在燈火通明的狀況下將遺骸搬運到基督徒的墓地，公開舉行西普裡安的葬禮，沒有受到地方官府的干涉。參加送葬和祭奠的基督徒，也沒有受到審問和處罰。最引人注意之處，就是阿非利加行省有很多位主教，西普裡安是第一位夠資格獲得殉教聖徒的冠冕的。

西普裡安有權選擇作為殉教者死去，或是作為叛教者而活著，不過這種選擇卻關係到他身後的榮辱。哪怕這位迦太基主教當初參與基督教的活動，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慾念和野心，面臨這種生死關頭，也總要保持他原有的操守。
[440]

 只要還有一點大丈夫氣概，也要忍受酷刑的折磨，總不能臨危變節，將一生的名望付諸東流，那不僅會受到基督徒弟兄的唾棄，也為異教徒所鄙視。只要西普裡安對宗教抱持熾熱的情緒，確能像他所宣示的那樣，受到教義理念的支持，那麼殉教者的桂冠是終生追求的目標，根本不會使他感到恐懼。
[441]



從基督教的高級神職人員那些言之有理而又語意含糊的證道辭內，很難瞭解他們所抱持的觀念。至於有幸為宗教而犧牲性命的殉教者，也無法確定，在生前對他們許允的不朽光榮和永恆幸福，他們究竟能體會到何種程度。神職人員盡其所能地教誨人們，殉教的烈火可以滌清一切過錯，救贖所有的罪愆。特別提到一般基督徒的靈魂，必須經過一個緩慢而痛苦的淨化過程，只有受難者可以意氣風發地進入永恆的天國，位列於教長、使徒和先知之中，與基督一同統治俗世，協助審判全人類。千古流芳的英名可以滿足世人天性中的虛榮心，經常激起殉教者的勇氣。

雅典和羅馬對為國捐軀的公民，會表彰他們的榮譽，但是要與早期教會對在信仰戰場獲勝的教徒的那種熱烈的感激和崇敬相比，要顯得冷漠無情許多，就像內容空洞的展示活動。教會每年都要舉行神聖的儀式，紀念德行高潔和受苦受難的殉教者，最後在強烈的宗教氣氛中完成崇敬的典禮。有些公開承認宗教信仰的基督徒，會被異教徒的官員從法庭和監獄中釋放出來(這也是常有的事)，雖然殉教未成，但是這種堅定的決心還是獲得應有的榮譽。最虔誠的女教徒會要求親吻所戴著的鐐銬和身上經歷酷刑的傷痕。這些人被認為已經接受神的恩典，意見會受到重視，得意忘形之下，難免濫用因宗教熱誠和信仰堅定所獲得的崇高地位。
[442]

 殉教者之名所代表的榮譽，被用來表彰那些為信仰基督而受苦以及犧牲的人。他們有高尚的德行，但是也顯示出殉教者的人數實在不多。


 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誠的宗教信仰

現代人的觀念清晰而且行事謹慎，對早期基督徒的獻身精神，可能只會指責而不會仰慕，或許是會仰慕而不會傚法。根據蘇比西烏斯·塞維魯生動的描述，那時的基督徒渴望成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於後代人企求獲得一個主教席位。伊格納提烏斯在戴著鐐銬穿行於亞細亞各大城市時，寫下的一些書信所表現的情緒，實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帶著宗教的狂熱祈求羅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鬥獸場時，千萬不要出於好心，進行無禮的干預，奪去他即將成為殉教者的光榮。而且他聲稱決心要挑逗和激怒那些野獸，好成為解脫罪孽的工具。
[443]

 有些故事特別提到某些殉教者的勇氣，真把伊格納提烏斯所說的話付諸實施。他們故意引得獅子發怒，催促劊子手趕快行刑，興高采烈跳進專為他們準備的烈火，在那劇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現出無比欣賞的神態。有些故事還提到狂熱宗教信仰的人員，對羅馬皇帝為保護基督徒安全所頒布的限制性法令，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態度。有些基督徒有時因為沒有人告發他們，就主動坦白自己的信仰，用粗暴的行為擾亂異教徒公開的宗教儀式，
[444]

 成群結隊擁到羅馬地方官吏的法庭周圍，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們去治罪。

像基督徒這種露骨的做法，不可能不引起早期哲學家的注意。但是他們的反應似乎只是感到驚訝，而很少表示欽佩之意。有些基督徒的堅毅精神是那樣超乎常態、不合情理，哲學家們無法解釋他們是出於何種動機，因而把這種急於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極度的絕望、過於愚頑或狂熱的迷信所造成的離奇結果。安東尼努斯總督對亞細亞行省的基督徒叫喊著說道：「不幸的人們!可憐的人們!如果你們真要是對生活如此厭倦，找一根繩子或一處懸崖不就再容易不過了嗎？」對於那些自己坦承、無人告發的基督徒，他在判刑時會極為謹慎(一位博學而虔誠的歷史學家曾特別提到這一點)。對這樣一種意想不到的情況，帝國的法律又沒有做出任何具體規定，因此他只能挑出少數幾個人來定罪，藉以警告他們的教友。對其他大多數的教徒，他總是帶著氣憤和鄙夷的神情打發他們離開。但不管這種厭惡情緒是真是假，信徒這種始終不屈的表現，對那些天性易於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卻頗有正面的影響。每到那種可悲的時刻，總會有許多人出於憐憫和欽佩，最後皈依基督教。悲壯的激情往往從受難者的身上傳達給旁觀者，有人說，殉教者的鮮血變成基督教發展的種子。


 十二、羅馬當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儘管獻身宗教的精神不斷提升，引人動容的教誨繼續煽動，狂熱的情緒卻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被對人性的希望、對生命的留戀、對痛苦的害怕和對死亡的恐懼這些情感所取替。審慎的教會負責人慢慢體會到，有必要對徒眾那種不顧一切後果的狂熱情緒加以限制，不再輕信在生死關頭全然喪失理性的堅毅精神。隨著信徒們的生活條件日益改善，不再那樣艱苦和嚴峻，他們也就不再熱衷於追求殉教者的光榮。基督徒士兵不願做出一番英雄事業以求得揚名於世，在應盡責抵抗的敵人面前往往狼狽逃竄。不過，他們倒是有三種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產生罪孽的嚴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種公認完全無罪，第二種的性質可疑或至少屬於有罪範圍，第三種則被視為對基督教信仰有直接背叛的罪行。

其一，羅馬地方當局遇到有人告發某人信基督教時，總會把有關情況通知被告，給他一些時間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務，準備為被控告的條款做出答覆。
[445]

 這些情況顯然會使後世宗教法庭的審判官感到無比驚奇。若被告對堅持到底的精神沒有把握，完全可以趁著這段空當找機會逃跑，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榮譽，躲到無人知曉的偏僻地方或遠赴外省，在那裡耐心避風頭，以便再獲得平靜和安全。如此合乎人情的辦法，除一絲不苟、頑固堅持古代教規而淪為異端的孟他努派
[446]

 拒不採用外，神聖的高級教士很快都用建議和行動給予肯定，且不會受到人們的非議。
[447]



其二，行省總督對錢財的貪婪遠勝於宗教的熱忱，往往對出賣證書(一般稱為「免罪證」)的做法採取放任的態度。這份文件可證明持有者奉公守法，且曾向羅馬神明奉獻犧牲。那些富裕而膽小的基督徒憑著假證書，就可讓惡毒的告發者無法開口，同時就某種程度而言，很安全地維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這種瀆神的行為，事後採取有限的贖罪悔改就能夠抵消過錯。

其三，在每一次迫害活動中，總有不少怕事的基督徒公開否認或實際放棄原來的信仰。他們用法定的焚香祭神或奉獻犧牲的做法，證明改邪歸正的誠意。有些叛教者一受到政府當局的虛聲恫嚇就屈服，另外有些較有耐力的人常在長時間反覆受刑之後才停止反抗。有些人驚恐的面容流露出內心的痛苦，還有些人卻若無其事地顯現出愉快神情走向羅馬神祇的祭壇。但他們只要度過眼前的危險，就會停止裝模作樣的姿態。一旦嚴酷的迫害有所緩和，教堂的門前就擠滿悔過的人群。他們對屈服於偶像崇拜表示十分痛心，同樣用信仰的熱情請求允許重新加入基督教會，但不見得人人都蒙受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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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當局對基督徒判決和懲罰的一般原則，儘管早已有明文規定，但在一個疆域遼闊的帝國，地方政府有相當獨立的權限來實施統治。這一教派的命運主要仍取決於自己的宗教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以及最高統治者和下屬各級官吏所抱持的觀點。異教徒會因一時的宗教狂熱刺激，產生源於迷信的瘋狂情緒，當局在經過慎重思考以後，常會壓下或減輕這種情緒以免引起衝突。行省總督在各式各樣動機的驅使下，可以嚴格執行法律，也可以放寬尺度。在這些動機之中，最強有力的一項，莫過於當局不僅要注意已公佈的詔書，還要揣摩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念。他的一個眼神就足以點燃或熄滅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當帝國各地偶爾採取一些嚴厲措施，早期基督徒就會鳴冤叫屈，誇大自己遭受的苦難。所謂「十大迫害」這個人人皆知的數字，是公元5世紀時的教會作家所議定。他們對於教會從尼祿到戴克裡先時代，這250年間所經歷的興衰禍福，應該有更為清晰和肯定的看法。由於埃及發生十大瘟疫和《聖經啟示錄》提到的七頭十角獸
[449]

 等先例，啟發他們運用「十」這個數字。但是當他們把對預言的信仰應用於歷史事實時，卻非常小心地只選擇了對基督教事業最為仇視的朝代
[450]

 。然而那幾次短暫的迫害活動，不過是起到恢復信徒的宗教熱忱以及強化他們對教規的信念的作用而已。每一次異常嚴厲的迫害以後，總會有很長的和平與安寧時期作為補償。一些君王的漠然視之和另一些君王的寬容態度，使得基督徒的信仰完全能夠得到公眾的容忍，雖然也許並不合法。


 十三、提比略到伽利埃努斯時代基督徒之景況

德爾圖良在《護教論》中列舉兩個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時也是非常可疑的皇帝大發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馬可·安東尼頒布的敕令，那些敕令不僅要保護基督徒的清白無辜，甚至證明了基督教教義的神跡，完全肯定其所應有的真實性。

在這兩個案例之中，第一個例子顯然存有難解的可疑之處，令人無法輕信。大致有以下幾個疑點：首先，龐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經稟告皇帝，說曾經將一個清白無辜的人，而且似乎還是個聖人，極不公正地判處死刑。因而，雖然自己不具備應有的條件，卻有成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險。其次，公開表示蔑視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卻忽然想到要把猶太人的彌賽亞，歸入羅馬神祇的行列。再次，一向對提比略唯命是從的元老院，居然敢違抗主子的命令，提比略對元老院的抗拒態度，非但沒有表示生氣，反倒很高興保護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實施，在教會實際存在獲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護基督徒免受嚴刑峻法的傷害。最後，有關這樣一項異乎尋常事件的記錄，雖然保存在完全公開和絕對可信的文卷之中，卻沒有被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發現，只顯現在這位在提比略死後160年據以撰寫《護教論》的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

第二個例子說馬可·安東尼頒布詔書是出於感激之情，因為在馬科曼尼戰爭中，他向上帝祈禱，竟使他神奇獲救了。好幾位異教徒作家都曾連篇累牘記述羅馬軍團陷入困境，暴風雨和冰雹如何及時來臨，一時間雷電交加，以致蠻族軍隊在恐懼中望風逃竄等情節。如果當時軍中有基督徒，在這樣危險的關頭，當然會把這一切歸功於為了自身以及全軍的安全而做的祈禱。但是，黃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帝國的獎章以及安東尼紀功柱，卻都非常肯定地說明了一切。無論是君主還是民眾，沒有人發現基督徒有這樣重大的貢獻。因為毫無例外，他們會把獲救歸功於朱庇特的庇護和墨丘利的援救。在馬可臨朝那段期間，他作為哲學家始終鄙視基督徒，而作為統治者隨時會對基督徒施加懲處。

命運反覆無常難以窺測，基督徒在有德之君治理下所遭遇的種種苦難，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終止(180 A.D.)。羅馬帝國的臣民中，只有基督徒身受馬可的迫害，也只有基督徒獲得康茂德寬容政策的保護。康茂德最寵愛的嬪妃，就是那位策劃謀害皇帝情人而留名千古的梅西亞，對於受迫害的基督教會存有異乎尋常的偏愛，儘管她的罪惡行為和福音戒律無法兼容，但是她可能希望通過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保護者，而為女性的脆弱所引發的不正當行為贖罪。在梅西亞的仁慈庇蔭下，基督徒安然度過13年的殘酷暴政。等到塞維魯家族統治帝國時，基督徒和新王朝建立起較家僕更為親密的關係。皇帝有次患重病時，有個奴僕呈獻塗身的聖油，對身體和精神極為有效，他因而重用宮廷幾個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卡拉卡拉的奶媽和教師都是基督徒，要是年輕的君王顯露出仁慈心，那也是偶發事件，雖然微不足道卻與基督教的發展大有關係。在塞維魯統治下，民眾對宗教的憤怒情緒受到制止，嚴峻的古老法律也暫時束之高閣，各行省的總督滿足於每年從轄區的教會收取獻禮，以作為他們奉行寬容政策的代價和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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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亞細亞和意大利的主教，為決定慶祝復活節的時間引起爭論(198 A.D.)，最後竟以武力相向，是那段安靜時期的最重大事件。後來改信基督教的人數日益增多，終於引起塞維魯的注意和疑慮，在此之前，教會的安寧一直未受到干擾。為抑制基督教發展，他頒布一份詔書，雖是針對新入教的人士，但若嚴格執行起來，熱心的布道者和傳教士難免遭遇到危險和懲罰。在這次並不嚴厲的宗教迫害中，仍可看到羅馬和多神教的寬容精神，只要是奉行祖先宗教儀式的人，任何申辯和解釋都會欣然接受。

但是，塞維魯制定的法律，很快就隨著皇帝的權威同時結束，而基督徒在經歷了忽然襲來的暴風雨之後，接著享受了38年(211—249 A.D.)的安寧時光。在這以前，他們通常在私人住宅和隱蔽地點舉行集會，現在已擁有舉行禮拜儀式的專設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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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羅馬城內購置土地供教會使用，還可以公開選舉神職人員，選舉的方式堪稱楷模，亦受到非基督徒的敬佩。
[453]

 這一段較長時期的平靜使得教會的聲望日增，出身於亞細亞各行省的君王，他們的政府顯然對基督徒最為溫和。這個教派的傑出人士，無須哀求宮廷奴僕和帝王情婦的保護，而是作為教士和哲學家被敦請進宮。早已在人民中傳播的神秘教義，現在也不知不覺引起君王的好奇。

由於奧利金的虔誠和學識在東方極為知名，馬梅婭皇太后途經安條克時，表示願意召見他談話。奧利金當然接受了這一殊榮，對於這樣一位手段高明而又積極進取的女性，雖然不敢奢望其改信基督教，但還是盡情地對其加以勸導，讓對方能夠接受他們的教義，最後很光彩地返回了在巴勒斯坦的退隱住所。
[454]

 馬梅婭對宗教信仰所秉持的觀念，後來被她的兒子亞歷山大承襲。皇帝出於虔誠之心，雖然做法並不明智，卻對基督教表現得極為關切。他在私人教堂裡供奉了亞伯拉罕、奧爾甫斯、阿波羅尼烏斯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對他們恰如其分的崇敬，因為正是這些聖者曾以種種方式教導人類，要向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神頂禮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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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家屬當中有人公開表示信奉更純潔的信仰，實際遵守基督教的儀式，在宮廷裡或許也是第一次有主教出入。亞歷山大逝世以後(235 A.D.)，慘無人道的馬克西明，對不幸的恩主遺留下來的寵臣和奴僕發洩自己的憤怒，於是一大批各種身份的男女基督徒，便捲入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殺中，因而這場殺戮便被不恰當地稱作宗教迫害。
[456]



不管馬克西明生性如何殘忍，他對基督徒洩憤所產生的迫害，不僅範圍有限，時間也很短促。虔誠的奧利金一心要為主犧牲，仍然存活在世，繼續向專制君王灌輸福音書的真理。他給菲利普以及菲利普的妻子和母親寫了好幾封勸善的信(244 A.D.)。等到出生於巴勒斯坦的禁衛軍統領篡奪王位，便立即成為基督徒的朋友和保護人。菲利普對這個新教派公開表示好感和偏愛，甚至教堂執事都獲得尊敬，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傳得繪聲繪影，懷疑皇帝改信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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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還有人據此編造一套故事，說他謀害無辜的先帝，只有靠懺悔和行善來贖罪。菲利普的統治結束，緊接著是帝國的新君即位(249 A.D.)，新政府立即開始對基督徒進行殘酷壓迫。要是與短促的德西烏斯統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們會覺得自圖密善時代以來的處境，簡直可以稱為完全的自由和絕對的安全。

從德西烏斯皇帝的道德操守來看，我們難以相信，他之所以運用殘酷的手段，只是對前代皇帝寵信的人懷著卑劣的仇恨情結。更為可信的是，他為了恢復羅馬的淳樸風氣，要徹底執行所規劃的計劃，渴望把帝國從罪惡的迷信中解救出來。於是一些最重要城市的主教不是遭到流放，就是處死。地方官員全面提高警覺，阻止羅馬教士進行新的選舉，時間長達16個月之久。當時基督徒認為，皇帝寧願出現一位皇位競爭者，也不能容忍首都有一位主教。
[458]

 如果我們設想，德西烏斯具有不可思議的洞察力，發現基督教在謙恭外表的偽裝之下隱藏著驕傲之心，或者德西烏斯有先見之明，得知世俗的統治從精神的權柄中逐漸升起，那麼，他把聖彼得的繼承者當作奧古斯都繼承者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我們也不會感到奇怪。

瓦萊裡安的統治顯得輕率易變和反覆無常，這和羅馬監察官的威嚴極不相稱。在他的統治前期(253—260 A.D.)，寬容的態度甚至超過被疑為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但在最後三年半的時間裡，他卻因為一位大臣而全心信奉埃及迷信，受到誘導採用前代皇帝德西烏斯的論點，恢復實行嚴厲的統治。伽利埃努斯執政為帝國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卻恢復了教會安寧，頒發的敕令就其主旨像是承認主教公開的職位，使得基督徒完全可以自由舉行宗教活動，過去的法令雖然沒有正式廢除，卻漸漸聽任湮沒無聞。這樣一來(除了歸之於奧勒良皇帝的敵意以外)，基督徒接連度過40多年的繁榮時期，但是對於他們所重視的德行而言，較之最為嚴酷的迫害時期更要危險得多。


 十四、奧勒良當政對教會的處置

當奧登納圖斯和芝諾比婭掌握東方時，薩摩薩塔的保羅擔任安條克大主教的職位，他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明瞭那個時代(260 A.D.)的狀況和特徵。那位高級教士擁有的巨大財富就足以證明他的罪惡，因為這宗財產既非祖先的遺產，也不是來自誠實的勞動。保羅把教會工作看成有利可圖的職業，
[459]

 掌握的教權成為其貪污受賄和巧取豪奪的工具。他經常向富有的信徒敲詐勒索，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據為己有，由於他過著闊氣和奢侈的生活。在異教徒眼中，基督教變成了醜惡不堪的組織。他的議事廳和主教寶座、公開露面時的豪華氣派、懇請接見的求告人群、大量來函和請願書的口述回復以及永遠忙碌不堪的事務，看來像是擔任民政長官的職位，
[460]

 而與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極不相稱。每當保羅登上講壇滔滔不絕向教民講道時，他像一位亞洲的詭辯家那樣，採用象徵性的比喻，打著戲劇性的手勢，大教堂裡便會響起一陣陣震耳欲聾的喝彩聲，為他神奇的口才歡呼。對那些膽敢抗拒權勢及不肯阿諛奉承的人，這位安條克大主教表現得極其傲慢而又嚴厲。可是，對那些依附於他的教士卻顯得寬容而放縱，把教會的金銀隨意賞給他們，容許他們和主子一樣滿足各種世俗的慾望。至於保羅更是肆無忌憚地吃喝玩樂，還把兩個年輕貌美的婦女接進主教府邸，當作長期打發悠閒時光的伴侶。
[461]



即使薩摩薩塔的保羅在這方面可說是罪大惡極，但要是能夠保住正統信仰的純潔，他對敘利亞首都教會的統治，也能夠維持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而且，如果恰好在這時教會遭到迫害，一次英勇的行為還會使他被尊為聖徒和殉教者。他不幸在涉及三位一體論的爭議上，輕率而且固執地堅持一些十分微妙的錯誤，激起東方各個教會狂熱和憤怒的情緒。
[462]

 從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展開行動，經過多次會議，發表引起爭論的文字，宣佈將他逐出教門的懲罰，反覆提出含糊的解釋，不斷簽訂無效的協議。最後，七八十名主教為此特別在安條克集會，終於做出判決(270 A.D.)，將薩摩薩塔的保羅趕下大主教的寶座。而他卻在未經教士和信徒的同意下，擅自委任了一位新繼承人，這種顯然不合常規的做法，使心懷不滿的派別聲勢大增。保羅對於拉攏宮廷的手腕並不陌生，終於設法獲得芝諾比婭的歡心，得以繼續佔據主教的住所和職位4年有餘。

奧勒良的勝利改變東部的局勢，鬥爭雙方以分裂和異端的罪名相互指責，現在都接到命令，獲准到征服者的法庭去陳述各自的理由。像這樣公開而頗為奇特的審判，得到的結果只是讓人完全相信，基督徒事實已經存在，教會擁有財產和各種特權以及奉行的內部策略，即使沒有獲得法律認可，至少已得到帝國當局的承認。奧勒良身為異教徒和軍人，不可能參加他們的爭論，看看究竟是保羅還是對手的思想更符合正統信仰的標準。奧勒良的裁決是以公正和理性的一般原則作為基礎，認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徒中最公正和受尊敬的評審人。當他得知所有主教已一致同意宗教會議的決定，就不再表示任何異議，立即下令強迫保羅交出屬於教職所有的世俗財產(274 A.D.)。這些財產據同教兄弟認定，一直被他侵佔。不過，在為奧勒良的公正判決歡呼時，不應忘記，他的策略是急於想採用種種可用的辦法，籠絡臣民的興趣和成見，從而恢復和加強各行省對首都的依賴。


 十五、戴克裡先即位後對基督教的態度

帝國不斷發生變革，基督教在和平與繁榮之中更加興旺。雖然一般人認為惡名昭彰的殉教者時代，發生在戴克裡先繼位以後，
[463]

 這位賢明的君主所採行並維持了18年之久(284—303 A.D.)的新政治體系。就宗教方面而論，體現出更溫和與更開明的寬容精神。戴克裡先的心靈並不擅長深入思考，只適合遂行戰爭和推展政務等積極性的活動。他處世的態度很謹慎，反對在宗教方面有任何重大革新。雖然他的天性不會感受到信仰的激情和狂熱，就算對帝國古代的神明，也只是基於習慣表現出關切的樣子，但是他的妻子普麗斯卡和女兒瓦倫麗婭，卻有空閒的時間，滿懷敬意去聆聽基督教的教義。一般認為這個教派很多世代以來，都靠著婦女虔誠的奉獻得以發揚光大。宮廷裡的內宦首領，像是琉善、多羅修斯、戈哥尼烏斯和安德魯，他們隨侍在戴克裡先的身旁，管理他的家務，所以受到賞識，能夠仗著權勢保護著他們公開的宗教信仰。這樣一來，那些管理著皇帝的皇家裝飾、衣物、擺設、珠寶，甚至個人產業的重要官員，也都紛紛拿他們做榜樣，雖然有時要陪皇帝到神廟裡獻祭，還是可以帶著妻子、兒女和奴僕，非常自由地參與基督教的各種活動。

戴克裡先和他的副手經常將重要職務委託給公開表明不叩拜羅馬神明，卻顯露出治國才能的人才。各行省的主教享有崇高的地位，不僅受到民眾尊敬，連官員也表示優容相待。幾乎在每個城市裡，古老的教堂都感到無法容納日益增多的教徒，因而在原來的舊址上，建造更為壯觀和寬大的建築物，供信徒公開舉行禮拜。歐西比烏斯深切感歎，帝國的習俗和原則都已墮落不堪，這是戴克裡先治下基督徒享有自由未加限制而產生的結果。過度繁華的後果是無法維持嚴格的紀律，欺詐、猜忌和狠毒在各地區的教堂集會和聖職團體之中蔓延開來。長老執事想要得到主教的職位，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一切努力要達成目標。所有主教要在教會中爭奪最高的職位，他們的行為表現就是要攫取世俗和獨斷的權力。基督徒認為自己的信仰有別於異教徒，但是只能從相互論戰的著作中看得到，從實際的生活和行為中倒是看不出來。

儘管存在著這種表面上的安全感，細心的人仍可以覺察到某些跡象，顯示教會正受到空前激烈的迫害活動所帶來的威脅。基督徒的狂熱情緒和基督教的迅速發展，已經把多神教教徒從冷漠的蟄伏狀態中喚醒，他們決心維護習俗和教育一直教導他們應予尊崇的神祇。業已持續了200多年的一場宗教戰爭，因為相互之間的挑釁活動，使得鬥爭雙方的敵對意圖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一個過去從未提及的新興教派，用莽撞的態度公然指責同胞的錯誤，因此讓他們的祖先永遠處於可恥的地位。如此一來，遂激怒了人數龐大的異教徒。那種要想出辦法在死敵的咒罵聲中，建立為民間神話辯護的習慣，使得他們對腦海裡毫不在意、等閒視之的宗教體系，產生崇仰和敬佩的情緒。基督教會聲稱具有超自然的神力，那種力量使人感到恐懼和渴望。

羅馬原有宗教的信徒，也用各種神跡堆起保護自己的堡壘，發明新的獻祭程序、贖罪方式和入教儀式，
[464]

 企圖使瀕臨絕滅的神諭能夠重振聲威。
[465]

 有些騙子為了迎合他們的想法，編造相關的奇跡故事，讓人聽到以後表示相信。
[466]

 雙方對敵手所宣揚的神跡也都信以為真，雖然將對方的神跡歸之於巫術和魔鬼的力量而感到滿意，但又共同同意恢復和建立迷信的統治。
[467]

 哲學原是迷信最危險的敵人，現在卻變成最有用的盟友。雅典學院裡古木參天的樹林，伊壁鳩魯學派繁花開放的庭園，甚至斯多噶學派宏偉高聳的柱廊，和許多褻瀆神明的懷疑學派一樣，幾乎全都荒廢無人理睬。
[468]

 還有許多羅馬人希望靠著元老院的權勢，對西塞羅的作品加以取締和壓制。新柏拉圖學派中最得勢的一派認為，最明智的辦法是同他們瞧不起的祭司建立聯繫，共同對抗令人畏懼的基督徒。這些生怕因落伍而被淘汰的哲學家，一心想從希臘詩人虛構的著作中尋找充滿智慧的寓言，替選出的門徒制定神秘的獻祭儀式，把古老的神祇當作上帝的象徵或使者來崇拜，撰寫許多反福音信仰的長篇大論文章
[469]

 ，這些論著後來都被審慎的正統基督教皇帝付之一炬。

戴克裡先的政策和君士坦提烏斯的仁慈，使他們偏向於保持寬容的原則。但另外兩位共治者——馬克西米安和伽勒裡烏斯，卻很快被發現對基督徒的名稱和教派懷有無法調解的仇恨。這兩位君王的心靈從未受到學術的啟迪，個人的性格也未受到教育的感化。他們獲得名聲是靠著戰場的殺戮，等到有幸攀登權力頂峰，卻仍然保持著農夫和士兵的偏見與迷信。在治理各行省的一般事務時，他們會遵守恩主所制定的法令規定，但在軍營和皇宮裡，有時因為基督徒不顧一切的宗教狂熱，他們就會找出可供利用的借口，秘密進行各種迫害。
[470]



有一位阿非利加青年名叫馬克西米利安努斯，其父認為他應該合法地服行兵役，就親自送他到行政官員面前，但他固執地宣稱，良心不允許他當兵殺人，結果被判處死刑。
[471]

 然而，對於百夫長馬塞盧斯的行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不加以懲罰。在一個公共紀念日，這位軍官扔掉他的皮帶、武器和軍階標誌，高聲向大家喊叫宣佈，他只服從永恆的王，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除此之外他誰也不服從，他將永不再使用殺人武器，也不再為崇拜偶像的主子效命盡忠。士兵聽到後不勝驚愕，趕緊將馬塞盧斯抓住，送到廷吉接受毛裡塔尼亞地方長官的審問。他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諱，就以逃亡罪名被判斬首。這類性質的例證大多屬於軍法和民法問題，不見得算是宗教迫害的範圍，卻會使皇帝對基督教產生惡劣的反感情緒。伽勒裡烏斯以此作為借口，很嚴厲地將大批基督徒身份的軍官解除職務。同時也使一派人的意見佔了上風，那就是說凡由宗教狂熱分子組成的教派，其所奉行的教義若仇視公共安全，此教派不僅對社會毫無裨益，且很快給帝國的臣民帶來危險。


 十六、戴克裡先進行宗教迫害的原因

伽勒裡烏斯贏得波斯戰爭的勝利後，不僅聲望提高，未來的仕途也更為順利，他在尼科米底亞的宮殿和戴克裡先共度一個冬天，這時對基督徒的處置成為秘密商談的主題。
[472]

 施政經驗非常豐富的皇帝，同意在宮廷和軍隊裡，不容基督徒擔任任何職務，但仍然偏向採取寬容的措施。他特別強調，要是任意殺害這些誤信邪教的信徒，不僅會帶來危險，也是過分殘忍的行為。在伽勒裡烏斯的堅持之下，戴克裡先最後還是同意召開一次會議，由軍隊和行政部門少數主要官員參加，將這個重大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在座的朝臣認為這是一個表態的機會，大家異口同聲支持愷撒(伽勒裡烏斯)要嚴辦的主張，尤其是他們掌握君王要消滅基督徒的心理因素。無論是基於君權的高傲、宗教的虔誠或是群眾的恐懼，可想而知已經進行反覆地說明，也許這些朝臣還要加油添醋，認為帝國的統一大業還未完成，因為有一批背道而馳的人民，生活在行省的心臟地區，逐漸茁長壯大。基督徒否認羅馬的神明和制度，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組織團體，趁著他們還未建立武裝力量之前，帝國要盡快鎮壓，再不處理就會發生問題。他們有自己的法律和神職人員進行統治，也成立公用的金庫，經常舉行主教會議，將分散的部分緊密聯合起來，何況那些人數眾多、富有資財的信徒完全聽命於教會的指令。經過這樣一番說辭後，戴克裡先勉為其難地下定決心，採用一套新的宗教迫害政策。對於這樣一個決策過程，我們感到可疑，至於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像是宮廷的秘密陰謀活動、個人之間的不同見解和恩怨、婦人和閹宦的嫉妒心理，或者那些微不足道而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可以影響到英明的君主，左右帝國的命運，那就非我們所知，無法在此加以敘述了。
[473]



基督徒在那個淒冷的冬天，焦慮不安地等待冗長的秘密協商所宣示的結果，終於得到皇帝的旨意。2月23日(303 A.D.)是羅馬特米納利亞祭典節日
[474]

 ，不知是出於偶然還是有意安排，正好是在這一天提出從此要限制基督教的發展。那天清晨，禁衛軍統領
[475]

 在幾位將領、護民官和稅務官的陪同下，來到尼科米底亞主座教堂門口。這所教堂位於該城人口最稠密、風景最壯麗的高地上。教堂的大門被撞開，大家蜂擁進入聖所，沒有搜尋到可崇拜的偶像，只有將幾卷《聖經》燒燬了事。戴克裡先的大臣帶著大隊侍衛，隨扈校尉在前面開路，裝備著可以破壞防禦工事的器具，排成作戰隊形向前推進。於是一所高聳於皇宮之上，早引起異教徒的憤恨和嫉妒的神聖建築物，在大家一鼓作氣的努力下，不到幾小時便被夷為平地。

第二天，羅馬當局發佈了有關宗教迫害的詔書。戴克裡先一直反對流血，緩和了伽勒裡烏斯的狂怒情緒，要是按照他的提議，凡是拒絕向羅馬神明獻祭的人士，都要立即活活燒死。但是從目前的規定來看，對倔強頑固的基督徒所施用的懲罰，不僅非常嚴厲而且貫徹到底。詔書特別規定，帝國各行省的基督教堂要拆除乾淨，凡是敢秘密集會進行宗教崇拜的人員均處以死刑。那些對基督教的性質和教義進行過研究的哲學家，現在負起指導盲目迫害活動的卑鄙任務。他們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理論，包含在先知、使徒和福音書作者的作品之中。所以他們極可能建議發佈命令，要求主教和執事將所有的聖書交到地方當局的手裡，然後很鄭重其事地公開焚燬，凡是抗拒不從者，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根據同一份詔書，羅馬當局立即沒收教會的全部財產，可以高價標售拍賣，也可以併入皇室的產業，或者賜給當地城市和同業行會，或者賞給多方懇求、貪財好利的廷臣。在實行取締禮拜活動和解散管理組織的有效措施以後，認為有必要讓那些仍然執迷不悟、拒不接受祖先傳下來的自然宗教，也就是不信羅馬國教的臣民，淪入萬劫不復的處境。詔書宣告，凡是基督徒，出生為市民的人不能享有任何榮譽和職務，奴隸則被永遠剝奪獲得自由的希望，這些人的身家性命都被置於法律保護之外。授權法官接受和審理控告基督徒的案件，但是基督徒在受到傷害以後，卻不允許向法官提出控訴。這樣一來，不幸的教民只能受到司法機構的嚴厲懲處，卻得不到政府組織的任何利益和保障。這種新形式的殉教既痛苦又持久，既不為人所知又屈辱不堪，哪怕是信仰最堅定的基督徒也難以忍受。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的情感因素和利害關係傾向於支持皇帝的計謀，也是無可置疑的事。但是賢明的政府基於政策的要求，有時也必須採取干預的行動，以緩解基督徒所受的壓迫。此外，羅馬的君主無法消除濫用懲罰所帶來的恐懼，也不能對詐欺和暴力行為放任不管，從而讓自己的權威和帝國的臣民處於最可怕的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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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詔書張貼在尼科米底亞最熱鬧的地點。但還沒等所有公眾看到，便被一位基督徒撕了下來，同時用最惡毒的語言謾罵，說他對不信上帝而又專橫跋扈的總督，不僅鄙視更十分厭惡。根據羅馬最溫和的法條，這種罪行也相當於謀叛，應處以極刑。如果這位基督徒是有地位或有教養的人，這種情況只會加重罪責。結果，他被判活活燒死，或者說是用小火慢慢烤死。那些劊子手熱心為皇帝所受到的侮辱施加報復，用盡可以想到的各種酷刑，卻始終絲毫未能改變他從容就義的神態，在死亡的痛苦之中，他的臉上仍然掛著堅毅而藐視的微笑。一般基督徒認為，他的行為嚴格說已不符謹慎的原則，卻對他那神聖的熾熱激情極為欽佩。大量加於這位英雄和殉教者的讚美之詞，更在戴克裡先的心中加深了恐怖和仇恨的印象。

戴克裡先不久遭遇一場危險，更使他的恐懼幾乎成為現實了。在短短的15天之內，尼科米底亞皇宮裡他的寢宮先後兩次起火，儘管都被及時撲滅未造成重大損失，但這災難離奇地重複出現，讓人感到絕非偶然或一時的疏忽，嫌疑自然落在基督徒身上。有人認為，極有可能是一些走投無路的狂熱分子無法忍受當前的苦難，擔心有更可怕的大禍臨頭，於是，忠誠的同教兄弟就與宮裡的閹宦合謀，企圖暗害兩位皇帝的性命，因為他們已被視為上帝教會的死敵。每個人胸中都充滿猜疑和憤恨的情緒，特別是戴克裡先。結果很多人或因其所擔任過的職務，或因其所享受過的恩寵，都被投入監獄。各種形式的刑訊和逼供隨處可見，不論在宮中還是在市區，四處都是遭到處決的人所留下的血跡。但是，不論採用什麼辦法，卻始終無法查出有關神秘案件的任何線索。我們對那些遭難的人，也只能認定他們清白無辜，欽佩其堅韌不屈的殉教精神。幾天以後，伽勒裡烏斯倉猝告別尼科米底亞，聲稱如果遲遲不離開虔誠向主的皇宮，他將成為基督徒怒火下的犧牲品。關於這次迫害的情況，我們只能從教會史學家那裡獲得帶有偏見的不完整資料，而且他們對皇帝何以會如此驚恐萬狀也完全茫然毫不知情。他們之中的兩位作者——一位親王和一位修辭學家，曾經親眼看到尼科米底亞那場火災，一個將其歸之於雷電和上天的震怒，另一個認定是惡毒的伽勒裡烏斯親自縱火。


 十七、遍及帝國各地的迫害基督教活動

取締基督教的詔書原來要作為敕令下達，頒行全帝國一體實施。不過戴克裡先和伽勒裡烏斯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聯署，也肯定知道他們必然同意。因此，按照目前執行政策的觀念來推論，行省的總督必然都會事先接到密令，同一天在統治區域對基督徒宣戰。我們可以想像，無遠弗屆的公路和密如蛛網的驛站，使得皇帝能夠用最快的速度，把命令從尼科米底亞傳達到羅馬世界各個行省。他們不會容許這份詔書在50天後，還不能在敘利亞公佈；或是在將近4個月之後，還沒有通知到阿非利加的各個城市。後來發生延遲的狀況，可以歸於戴克裡先遇事謹慎的作風。他一直對這些迫害措施不很贊成，希望先在親眼所見之下進行一番實驗，免得以後在邊遠行省實施，要冒引起混亂和不滿的風險。事實上，地方當局在開始時，也不敢輕易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後來採取種種殘酷手段獲得准許，甚至鼓勵宗教迫害的熱情。基督徒儘管樂意放棄裝飾華麗的教堂，還是不願下定決心中斷教徒的宗教集會，或者將《聖經》付之一炬。

有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菲利克斯，出於宗教虔誠的執拗態度，讓地方政府的下級官員十分難堪。當地的典獄長把他抓來交給總督處治，這位前執政官又把他轉送到意大利的禁衛軍統領那裡去。菲利克斯甚至不肯做出含糊其詞的答辯，最後終於在賀拉斯的誕生地，也就是盧卡尼亞獲得封號的維約西阿，被斬首示眾。或許皇帝因此事另發有詔書，以致這一事件開了先例：從此以後允許各行省總督有權對拒不交出聖書的基督徒處以死刑。毫無疑問，許多基督徒借這個機會得到殉教的桂冠。但是同樣有更多的人用繳交和告密的方式，使聖書落入異教徒手裡得以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會監督人，因罪惡的順從行為獲得「叛徒」的惡名。他們在阿非利加教會的這些過失，造成許多眼前的醜聞和未來的紛爭。

在當時帝國的範圍內，聖書的不同版本和抄寫數量已經多得無法計算。因此，即使拿出嚴厲的清查手段，也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就連查禁任何一個教堂供公眾使用而保存的經書，也需要卑鄙無恥的叛徒配合才能辦到。但是，只要有政府的命令，再加上異教徒的努力，要破壞一所教堂卻非常容易。不過，有些行省當局認為只要把禮拜場所封閉起來就可交差，還有些地方很嚴格地按照詔書條文行事，讓人拆下門窗，搬走長凳和講經桌，像火葬堆一樣放把火燒掉，然後把殘存的建築物也盡量搗毀。
[477]

 說到這類悲慘事件，在此可以引用一則非常奇特的故事，相關情節有許多不同說法，而且令人難以相信，只能挑起而不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弗裡吉亞有個小鎮，名稱和位置都不得而知，看來是那裡的行政官員和全體民眾都皈依了基督教。行省的總督害怕在執行皇帝詔書時遭到反抗，特地要求羅馬軍團派出兵力強大的支隊。當前來拆除的隊伍逼近時，市民全部進入教堂，決心用武力保護神聖的教堂，再不然就死在廢墟之中。他們極為憤怒，拒絕允許他們撤離的通知，後來軍隊被市民頑固的態度所激怒，從四面八方縱火焚燒。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殉教活動，大批弗裡吉亞市民連同他們的妻兒子女，全部葬身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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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和亞美尼亞邊境發生輕微的動亂，儘管剛興起就都被撲滅，但卻給教會的敵人提供了看來有理的口實。於是他們散佈流言，說基督教的主教雖然公開聲明絕不抵抗，要無條件服從，但現在忘卻了這些誓言，在暗中陰謀鼓動製造出很多麻煩。戴克裡先產生憤恨和恐懼的心理，越過迄今一直保持溫和態度的界線。在一連串殘酷的詔書中，他宣示決心要徹底取締基督教。第一道詔書指示各行省總督把基督教會的教士全部抓起來，原為關押重大罪犯的監獄，現在擠滿大批的主教、地方教會監督人、祭司、讀經人和驅魔師。第二道詔書命令地方當局可以使用嚴酷的手段，把教職人員從可厭的迷信中挽救出來，重新回頭祭拜羅馬的神祇。在這一項嚴酷的命令之後，又補充一道詔書，把對像推廣到全體基督徒。要是基於原來尚可接受的溫和政策，控告人都必須先拿出直接和嚴肅的證據來，現在的狀況已有改變，搜索、追查和折磨固執的信徒竟成為帝國官員的職責和興趣所在。凡有人膽敢拯救一個被查禁的教派，使之逃脫羅馬神明和皇帝主持正義的震怒，均將處以重刑。然而，儘管法律森嚴，許多異教徒出於行善的勇氣，處處掩護身為基督徒的朋友和親戚。從而可以證明，宗教狂熱的怒火，並沒有使他們發自天性的仁愛的情操完全泯滅。

戴克裡先發佈懲處基督徒的詔書之後，彷彿急著想把這迫害的工作交給別人去做，他本人很快禪位脫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繼位者基於性格和處境，有時想不顧一切蠻幹到底，有時傾向於暫緩執行嚴峻的法條。對於教會史中這一重要時期的情況，除非我們對戴克裡先頒布第一批詔書到重新恢復平靜的這10年來基督教會在帝國各地的狀況分別加以考察，否則便無法獲得正確而清晰的概念。

君士坦提烏斯的性格天生溫和而仁慈，絕不願無端壓迫治下的臣民。基督徒在皇宮擔任主要職務，受到他的喜愛和尊重，他對他們的宗教信仰也從沒有任何不滿。但是，只要君士坦提烏斯仍然處於愷撒的次要地位，就無法公開拒絕執行戴克裡先的詔書，或者不服從馬克西米安的命令。不過，他的權力倒是可以減輕基督徒所受的苦難，雖然勉強同意搗毀教堂的做法，但又盡量設法保護基督徒免遭民眾怒火和嚴酷法律的打擊。高盧各行省(還可以將不列顛包括在內)之所以能獨享安寧，完全應歸功於君主用溫和的態度加以調解。西班牙總督達提阿努斯出於宗教的狂熱和策略的考慮，一心執行皇帝公開頒布的詔書，而不願去體會君士坦提烏斯的苦心。因此，幾乎不用懷疑，省府當局必曾沾染殉教者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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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君士坦提烏斯升到奧古斯都這一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地位，便放手實施德政。雖然他的統治時間很短，但還是能建立起寬容的制度，為君士坦丁做出訓示和榜樣。他那幸運的兒子繼位伊始便宣佈保護教會，後來終於名副其實成為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動機非常複雜，可以歸之於他那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和信念，或者出於懺悔。在他和其子強有力的影響之下，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主要宗教。那一個改革運動的進展，將成為本書極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現在只需要說明一點，君士坦丁的每一次勝利，都使教會得到一些安慰和恩賜。

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兩個行省經歷過一次短暫而殘暴的迫害。對於戴克裡先頒布嚴厲的詔書，他的共治者馬克西米安早就仇恨基督徒，喜歡流血和暴力活動，因此非常嚴格而且興高采烈地予以執行。在進行宗教迫害第一年的秋天，兩位皇帝在羅馬聚會慶祝勝利，其後幾項鎮壓邪教的法令就是那次秘密協商的結果。羅馬當局由於兩位君王駕臨，執行得格外起勁。戴克裡先禪位後，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在名義上由塞維魯統治，所在的基督徒毫無自保能力，完全暴露在主子伽勒裡烏斯絕不寬恕的仇恨之下。羅馬的殉教者當中，阿達克圖斯值得後代人的景仰。他出身意大利貴族家庭，由於屢受宮廷封賞，升任為執掌皇家產業的財務大臣。阿達克圖斯尤為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在整個帝國發起的大迫害中，他似乎是唯一位居顯貴的人物。

馬克森提烏斯的叛亂很快使得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會恢復平靜。這位暴君多方壓迫各階層的臣民，卻偏愛受盡苦難的基督徒，顯示出公正和仁慈的一面。他完全信賴基督徒的感恩和愛戴，因而自然也必會認為，他們原來在他不共戴天的仇敵手中遭受過那麼多苦難，而且至今還心有餘悸，那便勢必能保證他可以得到這個現有人數和財富都極為可觀的一派人的忠心支持。馬克森提烏斯對待羅馬和迦太基主教所抱持的態度，可看作極度寬容的證明，因為很可能最正統的君王，都會採取同樣的政策來對待基督教自成派別的教士集團。馬塞盧斯是兩位高級教士中的一位，對迫害期間背叛和隱瞞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徒嚴加處置，使得首都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派別之間的憤怒情緒多次引發嚴重的騷亂狀況。基督徒自相殘殺，只有將宗教狂熱遠勝於高瞻遠矚的馬塞盧斯流放出去，才是動亂的羅馬教會得以恢復平靜的唯一辦法。

迦太基主教門蘇裡烏斯的行為更無理性可言，該城一個祭司發表詆毀皇帝的文字，罪犯躲進主教府邸，儘管當時還不可能提出教會豁免權的要求，這位主教卻拒絕將他交給司法官員審處。由於這種抗拒構成反叛罪，門蘇裡烏斯被法庭傳喚，在經過短時間的審問後，並沒有被判處死刑或流放，而是仍舊讓他回到自己的教區。這便是基督教臣民在馬克森提烏斯治下的幸福處境，如果出於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屍骨，必須到遙遠的行省去收購。有一個故事提到一位名叫阿格拉伊的羅馬女士，她出身於執政官世家，萬貫家產需要73名管家來料理，其中又以卜尼法斯最受女主人寵愛，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誠和愛情的界線，據說她竟允許他與她同床共枕。她龐大的家產可以滿足從東方獲得聖徒遺骨的虔誠願望，於是她把相當數量的黃金和香料交付給卜尼法斯。這位情人也便在12個馬伕和3輛有篷馬車的護送下，遠赴西裡西亞的塔爾蘇斯進行長途朝聖旅行。


 十八、伽勒裡烏斯頒布宗教寬容詔書始末

宗教迫害的主要決策者伽勒裡烏斯嗜殺成性，他與統治下不幸的基督徒勢不兩立。可以想像得到，許多既不為財富所累、也不為窮困所苦的中產階層人士，常常會選擇背井離鄉，到氣氛比較緩和的西部去尋求庇護。如果伽勒裡烏斯只指揮伊利裡亞的軍隊和行省，他要搜索或製造殉教者會有相當的困難，因為在這一個四戰之地，對待宣揚福音的傳教士比帝國其他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厭惡，以至於很難找到足夠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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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伽勒裡烏斯獲得最高權力和統治東部之後，他便讓他的狂熱情緒和殘酷行為得到了盡情的發揮，不僅在他直接管轄之下的色雷斯和亞細亞如此，而且馬克西明也感到正中下懷，於是決定遵從恩主嚴酷的命令，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雷厲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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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伽勒裡烏斯屢遭失望打擊的高漲野心、6年宗教迫害行為的經歷再加上心頭縈迴不去的痛苦情緒，對他造成巨大的激盪，終於使他徹底覺悟，最專制的暴政也不能完全絕滅一個民族，也無法摧毀他們的宗教信仰。為了彌補他所造成的損害，於是他以本人的名義，再加上李錫尼和君士坦丁，共同發佈一份詔書，在開列一長串皇家頭銜之後，基本內容如下：

我們夙夜匪懈維護帝國的統一和安全，依據羅馬古老的法律和公認的準則，時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錯誤。特別希望那些在帝國各行省組成社團、受蒙騙的基督徒，能回到合乎理性和自然的道路，不要背棄祖先建立的宗教和儀式，不要厭絕古代遺留的規章和典範，完全任憑自己胡思亂想，毫無依據編造出荒唐的法條和謬論。我們此前發佈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諸神的詔書，已使許多基督徒陷入危險和苦難之中，其中許多人喪失性命，還有更多的人始終堅持瀆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參加任何正常的公眾宗教活動。為此我們本著寬大為懷的宗旨，決定對那些不幸的人法外開恩，今後將允許他們自由表達個人的意念，只要永矢勿諼已公佈的法律，對政府抱持適當的尊敬，便可以毫無畏懼和不受干擾地在宗教場所集會。我們即刻頒發另一道詔書，將旨意告知各級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員，希望得到寬容的基督徒在他們所崇拜的神前禱告時，勿忘為個人與共和國的安全和繁榮祈福。

一般來說，我們不會在詔書和文告的字裡行間，去探測帝王的真正意圖或秘密動機。由於這些話出自一個垂死皇帝的口中，這種處境倒是可以證實他的誠意。

伽勒裡烏斯簽署這道詔書時，斷定李錫尼會同意他的朋友和恩主的這一意圖，而且任何有利於基督徒的政策，都會得到君士坦丁的讚許。但這位皇帝卻不敢貿然在序文裡寫上馬克西明的名字，而他的同意與否卻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幾天後他就將繼承亞細亞各行省的統治權。不管怎樣，馬克西明在當政的頭6個月，始終裝著採納前任交代的策略，儘管他沒有用自己的名義發佈公告，保證教會安寧。禁衛軍統領薩比努斯向各行省總督和行政官員發出通知，提到皇帝的仁慈和寬厚，體認基督徒毫不屈從的固執，指示執法官員停止無效的控訴，對那些狂熱分子的秘密集會不必干預。根據這些命令，大批基督徒從各處監獄和礦山裡被釋放，堅強的信徒唱著勝利的讚美詩返回各自的故鄉。那些屈服在狂風暴雨打擊下的人，含著悔恨的眼淚，要求重返教會的懷抱。

但這種帶有欺騙性質的平靜轉瞬即逝，東部的基督徒再也不會對君王的為人抱有任何信心。殘酷行為和迷信思想滲入馬克西明的靈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後者指明迫害的對象。皇帝全心全意崇拜羅馬諸神，研究魔法，相信各種神諭，把先知和哲學家當成天上來客無比敬重，將他們提升到行省負責人的高位，並讓他們參加最機密的國事會議。這些人很容易使他相信，基督徒之所以能獲得勝利，完全依靠嚴格的紀律，多神教虛弱不振主要是因為祭司之間缺乏團結以及上下級關係不明。於是，一種顯然只是比照基督教會的管理體制被照本宣科建立起來。

遵照馬克西明的命令，帝國各大城市裡的神廟都一一加以修繕和整飾，所有管事的祭司也都全歸在一個高級大祭司的管轄之下，用來推行異教的各項活動以與主教對抗。但要是市級和省級的高等祭司成為皇帝的直接代理人，大祭司也得承認他們具有最高權威。白袍是高貴地位的標記。這些新任命的高級祭司，全部從最高貴最富有的家族中挑選出來。通過地方行政官員和祭司團的影響，從東部各個地區，特別是從尼科米底亞、安條克和提爾，送上來大批表示效忠的奏章，全都經過巧妙的安排作為民眾的呼聲，迎合朝廷已明示的意旨，籲請皇帝堅持法律的公正，不要一味寬大為懷。為了表示對基督徒的憎惡，他們請求政府將不敬神的宗派逐出所在的地區。馬克西明在泰爾市民的奏章上所做的批語至今尚在。他以無比滿意的口吻讚揚他們的熱情和虔敬，申斥基督徒不敬神的頑固態度，迫不及待通過流放基督徒的要求，從而顯示出自己只是接受一項義務，並非由他親自主動提出。祭司和地方官員全部被授權執行他刻在銅牌上的詔書。敕令雖然告誡他們要避免流血，但是對一些冥頑不靈的基督徒，他們卻仍然施以最殘酷和最惡毒的懲罰。


 十九、宗教迫害的中止和殉教人數的估算

頑固殘酷的君王有計劃地制定暴政，亞細亞基督徒無不談虎色變。但沒過幾個月，西部兩位皇帝頒布詔書，迫使馬克西明暫時中止執行迫害計劃。後來，他輕率地對李錫尼發動的內戰佔據了他全部注意力。而馬克西明的失敗和死亡，很快使基督教會從最後也是最凶狠的敵人手裡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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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關於最初由戴克裡先的幾份詔書授權進行的迫害活動中，我有意略去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難和死亡的情景。事實上，從歐西比烏斯的歷史書籍、拉克坦提烏斯慷慨激昂的演說詞，以及各種最古老的案卷中，可以收集到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厭惡之極的描述。要讓各種刑架和皮鞭、鐵鉤和燒紅的鐵床，各種火與鐵的拷打、野獸和比野獸更為野蠻的劊子手、慘無人道加於人體的刑具，充斥文章的若干篇幅，是再容易不過的事。這些淒慘的景象還可用來達成某些目的，不論是為了推遲死亡或慶祝勝利，還是指引人們去發現那些為基督獻身的聖徒遺骨。但是，我對所收集的資料，在確定可信之前，無法決定該引用哪些內容。嚴肅的教會史學家歐西比烏斯本人就間接承認，他重述了一切能為基督教增光的記載，卻略去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丟臉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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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來難免使人懷疑，如此公開違反這一條歷史學基本法則的作者，恐怕對其他法則也未必嚴格遵守。歐西比烏斯的個性使這樣的懷疑更具可信度，因為和任何一個同時代的人相比，他都較能保持不輕易採信的態度，也更為熟悉宮廷裡的各種運作。當然，在某些特定的場合，當政府官員被個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當殉教者的狂熱情緒促使他們拋棄謹慎從事的準則，甚至忘記保持得體的言行，以致他們竟動手推倒祭壇，對皇帝肆意謾罵，毆打開庭審案的法官，這樣一來，所有人類能想像得到的刑具，最堅強信念所能忍受的酷刑，都會被拿來折磨那些虔誠的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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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有兩個無意中提到的情況，卻讓人得知被司法官員逮捕的基督徒，不像我們設想的那樣痛苦不堪：

其一，被判在礦坑中勞動的信徒，由於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可以在那些陰暗淒涼的地點修建小教堂，自由表達虔誠的宗教信仰。

其二，主教對那些自動向行政官員投案、宗教信仰過度狂熱的基督徒，也不得不加以阻止和譴責。他們之中有些人被窮困和債務所迫，盲目尋求機會要借光榮的死亡終結悲慘的人生。另一些人懷著天真的希望，期待能夠經過短時間的監禁洗去一生的罪孽。還有一些人則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盼望教會給予坐監者一大筆補償金，從此可以過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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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教會戰勝一切敵人後，被囚的教徒出於自私和虛榮的考慮，極力誇張所受苦難的程度。時間或地點的隔絕使他們可以信口開河隨意編造，像是誰的傷口如何頓時自愈，誰又轉眼恢復了健康，或者有誰斷掉的肢體立即神奇地接上等。有關神聖殉教者的各種例證，可以相當方便地用來解決編造的困難和壓制別人的改正意見。誇張的傳說只要能為教會增添光彩，便會受到輕信會眾的喝彩，獲得掌權教士團的容忍。教會歷史會採用一些可疑的證據，以證明其所言不虛。

有關流放、監禁、苦難和折磨的含糊描述，在一位高明演說家筆下，十分容易被加以誇大或淡化，因此我們不得不對一個更為清楚和不易篡改的事實做進一步探索。那就是，由於戴克裡先及其共治者和繼位者頒布的詔書而喪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傳說記載整支軍隊和全城的市民，在不分青紅皂白的迫害中，被屠殺一空。更早的一些作家僅以悲憤的心情，不著邊際地大發牢騷一番，根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用生命證實了對福音的信仰。不過，從歐西比烏斯的史書中，我們知道僅有9位主教被處死。據具體列舉的巴勒斯坦殉教名單，可斷定能加上殉教者稱號的基督徒，不會超過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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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那時期一般主教的熱誠和勇氣，我們的瞭解還是不夠，提到主教被處死的人數，無法做出有用的推斷。但是後面這個數字，卻可以用來證實十分重要和極為可能的結論。根據羅馬帝國行省劃分的情況，巴勒斯坦的面積可以算為東部帝國的十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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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總督不論是出於真正仁慈，還是假裝出偽善的姿態，手上始終沒沾染基督徒的鮮血，我們也便有理由相信，那個過去基督教的誕生地，在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治下被處死的殉教者，至少應佔全國殉教者的十六分之一，總數可能達到1500人。按這場迫害延續的10個年頭平均分配，每年實際犧牲的殉教者則為150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再加上西班牙這幾個行省，經過兩三年後，嚴峻的刑法不是暫時擱置，就是明令廢止。這幾個行省要是也按同樣的比例計算，那麼，在羅馬帝國境內經法院判決處以極刑的基督徒，總數將減至不足2000人。不容置疑，與以前的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裡先時代，受難基督徒的人數更多，敵人也更瘋狂。而像這樣可信而溫和的估計，可幫助我們推算出，為了達成將基督教傳播到整個帝國此一重大目標，到底有多少聖徒和殉教者犧牲性命。


 二十、結論

我們要用自動浮現在腦海中、令人深感悲歎的事實來結束這一章。那就是有關殉教問題方面，即使我們毫不懷疑，也不去深究，完全認同史書上的記載和虔誠教徒杜撰的傳說，也必須承認，基督徒在長期內部鬥爭中彼此造成的傷亡，遠遠超過異教徒的狂熱所帶來的迫害。在西羅馬帝國被推翻後的那個愚昧的時代裡，帝國都城的主教把統轄權擴及俗世的人民，包括拉丁教會的神職人員。他們為了抵制理性力量的衝擊，所建立的一套迷信制度，從12世紀到16世紀，遭受大膽狂熱分子的摧毀，這些人一直以改革家的面貌出現在世上。

羅馬教會用暴力行動保護以欺騙手段獲得的帝國，一個和平而仁慈的宗教體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戰爭、屠殺以及宗教法庭敗壞。改革派受到熱愛民權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親王和教士的利益結合，不惜用火與劍來推展宗教懲罰的恐怖行動。據說，僅在尼德蘭地區，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10萬餘人倒在劊子手的屠刀之下，這驚人數字得到格勞修斯的證實。這個人才華出眾，學識淵博，在瘋狂的教派鬥爭之中始終保持著冷靜的頭腦。在那個印刷術的發明便利了情報流通，也增大了洩密危險的年代，他為自己的國家撰寫了一部編年史。要是相信格勞修斯著作的權威，那我們就必須承認，僅僅在一個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統治階段，被處決的新教徒就遠遠超過300年時間中整個羅馬帝國範圍內早期殉教者的人數。但是，如果證據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依然難以置信，因而認定格勞修斯過分誇大宗教改革派的功績和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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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可以很自然地聯想到，對於古人出於輕信的態度而撰寫的可疑而又極不完整的重要作品，我們又能相信到什麼程度？對於受到君士坦丁保護的主教和演說家，他們享有記述皇帝用仁德征服對手的權利，同時記載了失勢的前任迫害基督徒的情況。在這樣的立場下，我們又如何能夠完全相信他們的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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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ian Alps 科蒂安·阿爾卑斯

Crispus 克裡斯帕斯

Crocus 克羅庫斯

Curds 庫德人

Cyprian 西普裡安

Cyzicene 西濟克斯

Dalmatius 達爾馬提烏斯

Daphne 月桂女神

Dardania 達爾達尼亞

Dardanus 達爾達努斯

Datianus 達提阿努斯

Daza 達扎

De Corona 冠冕

De Senectute 論老年

Demetrius 德米特裡烏斯

Dilemites 底裡麥特人

Diocles 戴克裡斯

Diocletian 戴克裡先

Divine King 神王

Docles 多克裡斯

Doclia 多克利亞

Dodwell Henry 多德韋爾

Dominus 主上

Domitilla 多米蒂娜

Donatists 多納圖斯派

Donatus 多納圖斯

Dorotheus 多羅修斯

Drave 德拉弗河

Drepanum 德累潘諾姆

Ducenarius 杜西納裡烏斯

Dupin Louis Ellies 迪潘

Ebion 伊比奧尼

Ebora 埃波拉

Ecbatana 埃克巴塔納

Edom 埃多姆

Eleazar 以利亞撒

Elephantine 埃勒凡泰尼島

Elijah 以利亞

Emperor 統帥

Epictetus 埃皮克泰圖斯

Epitomes 埃皮托米斯

Theodosian Code 狄奧多西法典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謨

Esau 以掃

Essenians 艾塞尼教派

Essex 埃塞克斯

Eucherius 優奇裡烏斯

Europa 歐羅巴

Eusebius 歐西比烏斯

Eutichius 歐提奇烏斯

Eutropia 優特洛庇婭

exitiabilis 致命的

Ezra 以斯拉

Fabianus 法比阿努斯

Fabii 法比人

Fano 法諾

Fasti 歲時記

Faunus 烏努特神

Fausta 福斯塔

Felicissimus 費利奇西穆斯

Felix 菲利克斯

Festus 費斯特斯

Firmus 菲爾穆斯

First Cause 第一動因

Flaminian 弗拉米尼亞

Flavius Clemens 弗拉維烏斯·克萊門斯

Flavius Sabinus 弗拉維烏斯·薩比努斯

Florianus 弗洛裡努斯

Folles 弗勒

Fontevrault 豐特夫羅拉特派

Fra Paolo 保羅修道士

Frisians 弗裡西亞族

Galatia 加拉太

Galerius 伽勒裡烏斯

Galerius Maximus 伽勒裡烏斯·馬克西姆斯

Galilee 加利利

Gallio 加利奧

Geddes Michael 格迪斯

Gelli 格裡人

Gemini 傑米尼

Gemonian 傑莫尼亞

Genevre 熱內夫爾山

Gennesareth 金納薩雷特斯

Getae 格塔依

Ghilan 吉蘭

Glastenbury 格拉斯頓伯裡

Gnostics 諾斯替

Gorgonius 戈哥尼烏斯

Grissia 克裡西亞

Hadrianople 亞德裡亞堡

Halley 哈里

Hamadan 哈姆丹

Haman 哈曼

Hanselman 漢瑟曼

Hardouin 阿杜安

Hebrus 賀布魯斯

Helena 海倫娜

Helenopolis 海倫波裡斯

Heraclas 赫拉克拉斯

Heraclianus 希拉克裡阿努斯

Herculius 赫爾克裡烏斯

Herennianus 赫倫尼阿努斯

Hermes 赫爾密斯

Herod 希羅德

Herod 希律王

Herodians 希律教派

Hesperides 赫斯珀裡得斯

Hierocles 希爾羅克亞斯

Hieronymus 希羅尼穆斯

Holy City 聖城

Homoiousia 本體相類

Homoousia 本體統一

Hormuz 霍爾木茲

Idumaeans 以士賣人

Ignatius 伊格納提烏斯

Illiberis 伊利貝里斯

Immae 伊密

Intiline 印提林尼

Irenaeus 伊裡奈烏斯

Isaac 艾薩克

Issiah 以賽亞書

Jaxartes 錫爾河

Jeffrey of Monmouth 傑弗裡

Jerome Eusebius Hieronymus 哲羅姆

Jewish Commonwealth 猶太聯邦

John Milton, 彌爾頓

Joseph Needham 李約瑟

Joseph of Arimathea 阿里馬西尼的約瑟夫

Joshua 約書亞

Jovian 約維安

Jovius 約維烏斯

Judas the Gaulonite 高盧人猶大

Julian the Apostate 叛教者尤里安

Julius Africanus 朱利烏斯·阿非利加努斯

Julius Aterianus 尤利烏斯·阿特裡阿努斯

Julius Constantius 尤利烏斯·君士坦提烏斯

Julius Firmicus 尤利烏斯·菲爾米庫斯

Justin Martyr 殉道者查士丁

Juthungi 朱桑蓋人

Kastolatz 卡斯托拉茲

Kent 肯特

Lactantius 拉克坦提烏斯

Lardner Nathaniel 拉德納

Laybach 萊巴克

Le Clerc Jean 勒·克拉克

Legend of Paul the Hermit　 隱士保羅的傳奇

Libanius 利巴尼烏斯

Licinius 李錫尼

Limogea 利摩日

Lipari 利帕裡

Livia 裡維婭

Lord 主子

Lucania 盧卡利亞

Lucian 琉善

Lucilla 盧西娜

Luther 路德

Lydius 利迪烏斯

Lygii 利吉人

Macrobius 馬克羅庇烏斯

Maeonius 麥尼奧

Maffei Francesco Scipione Marchesi 馬費伊

magical 神奇的

Majorinus 馬約裡努斯

malefica 邪惡的

Mallos 馬洛士

Mamertinus Claudius 馬梅爾蒂努斯

Mamgo 孟哥

Manichaeans 摩尼教派

Marcellinus 馬爾切利努斯

Marcellus 馬塞盧斯

Marcian 馬爾西安

Marcionites 馬西昂派

Marcus 馬可

Mardia 馬底亞

Mareotis 馬裡烏特

Margus 馬古斯河

Marisia 馬裡西亞

Maroboduus 馬羅波傑斯

Martial 馬修

Martinianus 馬爾提尼阿努斯

Mattiaci 馬泰塞

Maxentius 馬克森提烏斯

Maximian 馬克西米安

Maximillianus 馬克西米利安努斯

Menapian 梅納皮亞人

Mensurius 門蘇裡烏斯

Mentz 門茲

Meroe 梅羅伊島

Metamorphoses 變形記

Metaurus 梅陶魯斯

Metius Falconius　米提烏斯·法爾可尼烏斯

Middleton Conyers 米德爾頓

Millennium 千禧年

Minos 密諾斯

Minucius Foelix 米紐修斯·弗利克斯

Mistrianus 米斯特裡阿努斯

Mithra 密特拉

Mitrovica 米特洛維卡

Modestinus 莫德斯提烏姆

Montanists 孟他努派

Montanus 孟他努斯

More Thomas 托馬斯·莫爾

Mosella 莫瑟拉

Mosheim Johann Lorenz von 莫斯海姆

Mother of the Camps 軍隊之母

Mount Sion 錫安山

Moxoene 摩索伊尼

Mucapor 繆卡波爾

Mygdonius 邁多里烏斯

Naissus 納伊蘇斯城

Narbonne 納博訥

Narni 納爾尼

Narses 納爾西斯

Nazarenes 拿撒勒人

Nazarius 納扎尼烏斯

Neckar 內卡河

Nepotianus 內波提阿努斯

Netherland 尼德蘭

New Jerusalem 新耶路撒冷

Newstadt 諾伊斯塔德

Nicomedia 尼科米底亞

Nis 尼斯

Nobatae 納巴泰人

Novatians 諾瓦替安派

Novatus 羅法圖斯

Nubia 努比亞

Nulla Ecclesia sine Episcopo 無教會就沒有主教

Numerian 努梅裡安

Numidia 努米底亞

Octavia 屋大維婭

Octodurum 奧克托圖魯姆

Odio humani generis convicti 基督徒痛恨人類

Odyssey 奧德賽

Optatianus 歐普塔提努斯

Orgetorix 奧傑托裡克斯

Origen 奧利金

Orpheus 奧爾甫斯

Otas 奧塔斯

Paeanius 皮阿尼烏斯

Pagi, Antoine 帕吉

Pandataria 潘達塔裡亞島

Papias 帕皮亞斯

Paternus 帕特努斯

Paul of Samosata 薩摩薩塔的保羅

Pavia 帕維亞

Pax Julia 帕克斯·猶地亞

Pearson John 皮爾遜

Pella 佩拉

Pelso 佩爾索湖

Pennine Alps 潘乃·阿爾卑斯山

Peregrinus 佩裡格林努斯

Petronius 彼得洛尼烏斯

Pharisees 法利賽派

Philadelphia 菲拉德爾菲亞

Philo 斐洛

Philopatris 菲羅帕特裡斯

Philostratus Flavius 菲羅斯特拉圖斯

Pindar 品達

Placentia 普拉森社

Plotinus 柏羅丁

Polycarp 波利卡普

Polyeuctes 波利耶克特斯

Pons Aureoli 奧勒奧利橋

Pontia 潘提亞島

Pontirolo 龐蒂洛羅

Pontius Pilate 龐提厄斯·彼拉多

Poppaea 波培婭

Porphyry 波菲利

Praefectus 禁衛軍統領或地方長官

Prisca 普麗斯卡

Probus 普羅布斯

Proculus 普羅庫盧斯

Prudentius Clemens Aurelius　 普魯登提烏斯

Ptolemais 托勒密

Puteoli 普提奧利

Pythagoras 畢達哥拉斯

Quakers 貴格派

Quintilius 昆提裡烏斯

Raphael 拉斐爾

Raphael Sanzio 拉斐爾

Ratisbon 拉蒂斯邦

Regensburg 裡雷根斯堡

Rehimene 雷希梅尼

Rubicon 盧比孔河

Rufinus 魯菲努斯

Ruricius Pompeianus 盧裡修斯·蓬佩阿努斯

Sabaton 薩巴頓河

Sabinus 薩比努斯

Sacae 瑟西族

Sadducees 撒都該派

Sallust 薩路斯特

Salona 薩洛那

Saone 索恩河

Saragossa 薩拉戈薩

Sardes 薩爾代斯

Sasu 薩蘇

Saturnalia 農神節

SaxaRubra 薩克薩魯布拉

Scyllitan 錫利坦

Selden 塞爾登

Semno 森諾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S.P.Q.R. 羅馬元老院和人民

Septuagint 七十子希臘文本聖經

Servius 塞菲烏斯

Sesostris 塞索斯特利斯

Severianus 賽維裡努斯

Severus 塞維魯

Sibylla 西比拉

Sibylline 西比萊

Sicorius Probus　　　　西科裡烏斯·普羅布斯

Silenus 西萊努斯

Simon Maccabee 西蒙·馬加比

Sinai 西奈山

Singara 辛格拉

Sintha 辛薩

Sirmium 西米烏姆

Socinians 索齊尼派

Sogdiana 粟特

Solomon 所羅門

Sophene 索菲尼

Sophronia 索弗洛尼婭

Sozomen 索佐曼

Spalatro 斯帕拉特羅

Spanheim Ezechiel 施潘海姆

St. Ambrose 聖安布羅斯

St. Jude 聖猶大

St. Malachi 聖馬拉奇

St.Bernard 聖伯納德

Stukely 斯蒂克利

Sulpicius Severus 蘇比西烏斯·塞維魯

Sumium 蘇米烏姆

Surenas 蘇雷納斯

Susa 蘇薩

Swabia 土瓦本

Syene 賽伊尼

Tadmor 塔莫爾

Tarachus 塔拉克斯

Tarquin 塔昆文

Tauris 陶裡斯

Taurobolia 托羅波利亞

Terminalia 羅馬特米納利亞

Terminus 地界神

Tertullian 德爾圖良

Thascius Cyprianus 塔西烏斯·西普裡努斯

Thebais 蒂巴伊斯

Theoclius 狄奧克裡烏斯

Theodora 狄奧多拉

Theodore 狄奧多爾

Theodorus Metochita 狄奧多盧斯·米托契塔

Theophilus 奧菲盧斯

Theophrastus 狄奧弗拉斯圖斯

Therapeutae 特拉普提派

Thermaic 德密灣

Thessalonica 帖撒洛尼卡

Thomas Becket 托馬斯·貝克特

Thyatira 提阿提拉

Tiberias 太巴列

Tibur 蒂伯爾

Tigranocerta 雷諾塞塔

Timolaus 蒂莫勞斯

Tingi 廷吉

Tiridates 提裡達特斯

Tours 圖爾

Trau 特勞

Trebonius 特雷博尼烏斯

Trophonius 特羅弗尼烏斯

Troyes 特魯瓦

Tsepho 提西夫

Turin 都靈

Tusculan Questions 托斯卡論文集

Tyana 提亞納

Ulpius Crinitius　 烏爾皮烏斯·克裡尼圖斯

Vabalathus 瓦巴拉蘇斯

Valarsaces 瓦拉薩西斯

Valentia 巴倫西亞

Valentinians 瓦倫提尼安派

Valeria 瓦倫麗婭

Vananes 瓦南尼斯

Vectis 維克提斯島

Venetia 威尼提亞

Venusia 維約西阿

Vesuvius 維蘇威

Vindonissa 溫多尼薩

Vitruvius 維特魯烏斯

Volocean 沃洛辛

Vopiscus 沃皮斯庫斯

Vulgate 拉丁文聖經

Wallachia 瓦拉幾亞

Wight 懷特

Wimpfen 溫普芬

Wisdom of Providence 神慧

Xiphilin 希菲林

Zabdas 扎伯達斯

Zabdicene 扎迪西尼

Zama 扎馬

Zamolxis 扎莫克西斯

Zealots 吉拉德派

Zenia 秦

Zenobius 芝諾比婭

Zeugitania 澤吉塔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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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個人成長


多年以來，千千萬萬有經驗的讀者，都會定期查看熊貓君家的最新書目，挑選滿足自己成長需求的新書。

讀客圖書以「激發個人成長」為使命，在以下三個方面為您精選優質圖書：


1、精神成長


熊貓君家精彩絕倫的小說文庫和人文類圖書，幫助你成為永遠充滿夢想、勇氣和愛的人!


2、知識結構成長


熊貓君家的歷史類、社科類圖書，幫助你瞭解從宇宙誕生、文明演變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長


熊貓君家的經管類、家教類圖書，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減少人生中的煩惱。

每一本讀客圖書都輕鬆好讀，精彩絕倫，充滿無窮閱讀樂趣!


認準讀客熊貓


讀客所有圖書，在書脊、腰封、封底和前後勒口都有「讀客熊貓
 」標誌。


兩步幫你快速找到讀客圖書



1、找讀客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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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黑白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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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來地名叫作奧勒奧利橋，距貝加莫13英里，離米蘭32英里。1703年，法國和奧地利的卡薩諾會戰就發生在附近。


[2]
 　有人抱著怪異的說法，認為克勞狄是戈爾迪安二世的私生子，也有人拿達爾達尼亞的建省，推測他的家世源於特洛伊古代國王達爾達努斯。


[3]
 　[譯注]軍事護民官和護民官是完全不一樣的職位，每個軍團有6名員額，負責一般參謀的業務，也可以臨時指揮一個或數個支隊，海上作戰指揮單艦戰鬥，通常由人民大會推舉，也由被賦予軍事指揮權的將領指派，可取得進入元老院擔任議員的候選資格。


[4]
 　伽利埃努斯談論起盤子和衣物時，就像是個瞭解且喜愛這些華麗瑣物的行家。


[5]
 　尤里安很肯定地表示，克勞狄的繼位非常光明磊落，是件很神聖的事，但是我們對一位親戚的偏袒之詞，還是保持懷疑的態度。


[6]
 　對於奧勒留最後被擊敗遭到處死，有關當時的情節，各家的記述也有出入。


[7]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在《伽利埃努斯傳》裡提到，人民在神明前大聲祈禱，咒罵伽利埃努斯做盡壞事。元老院下敕令將伽利埃努斯的親人和家臣，頭朝下從傑莫尼亞石階上丟下去。有位殘忍的稅務官在審訊時，竟將被告的眼珠挖出來。


[8]
 　佐納拉斯在這種狀況下提到波斯蒂尤默斯，但是根據元老院的記錄，泰特裡庫斯已經成為西部各行省的皇帝。


[9]
 　《羅馬皇帝傳》裡提到的數量是2000艘，佐納拉斯說是6000艘。孟德斯鳩有豐富的想像力，認為後面那個數目才正確。


[10]
 　[譯注]帖撒洛尼卡位於德密灣的頂端，是羅馬帝國在希臘和馬其頓的軍事重鎮，聖山在其右側的查爾西第希半島，成叉狀伸入愛琴海，是希臘的神山。


[11]
 　[譯注]達爾達尼亞在梅西亞的西南部，君士坦丁大帝將它納入伊利裡亞行省，這個地區現在全部在塞爾維亞境內。納伊蘇斯位於達爾達尼亞，是上梅西亞的重鎮，旁依馬古斯河，因君士坦丁的出生地而知名，現在是塞爾維亞的尼斯。


[12]
 　[譯注]西米烏姆位於下潘諾尼亞，後來成為伊利裡亞的首府，城市在薩瓦河左岸，現在是塞爾維亞的米特洛維卡。


[13]
 　按照佐納拉斯的記載，克勞狄在過世以前，就要拔擢奧勒良登上帝位，共同治理國家，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證據，受到其他學者的駁斥。


[14]
 　波利奧讚譽他的美德，說他像佩爾蒂納克斯一樣被無法無天的軍人害死。按照德克西普斯的記載，他是因病死亡。


[15]
 　狄奧克裡烏斯很肯定地說，有一天奧勒良親手殺死48個薩爾馬提亞人，在後續的作戰中還殺死950人。這種英雄人物受到士兵的讚揚，還編出歌謠來唱，其中有重複的疊句是：「殺死敵人一千，一千，又一千。」


[16]
 　埃科裡烏斯提到在拜占庭舉行的收養儀式，皇帝和很多高級官員前來參加。


[17]
 　根據德克西普斯敘述的狀況，當時要結交的對象全部都是汪達爾人，他提到奧勒良將一名哥特女子嫁給他的部將波諾蘇斯。這位將領經常與哥特人在一起飲酒，可以打探很多機密。


[18]
 　瓦拉幾亞(位於羅馬尼亞南部)人仍保存很多拉丁語的詞彙，長久以來以身為羅馬人後裔而自豪。他們的四周都是蠻族，但是並沒有通婚混雜在一起。


[19]
 　[譯注]格塔依與塞維魯皇帝兒子格塔的名字相似，格塔與其兄卡拉卡拉同時繼位，但慘遭卡拉卡拉殺害。


[20]
 　汪達爾人在馬裡西亞河和克裡西亞河之間的地區，保持很短一段時間的獨立。


[21]
 　無論歷史學家用多少不同的名字來稱呼他們，像是阿勒曼尼人、朱桑蓋人或是馬科曼人，其實就是同一個民族。很多不同記載的戰爭可能是同一次戰爭，所以要很仔細地加以辨認才分得清楚。


[22]
 　康托克拉盧斯向來精確，認為有30萬人馬。事實上他的譯文既不合文法，讀起來更生澀不堪。


[23]
 　我們特別注意到德克西普斯有一種很不好的習慣，把阿勒曼尼人的輕步兵當成希臘的方陣來形容。


[24]
 　[譯注]當時日耳曼有兩個大森林，西部和北部是貝西尼斯森林，南部和東部是黑希尼亞森林，從日耳曼南部一直延伸到波蘭，今日德國的黑森林即其遺跡。要在黑希尼亞森林的邊緣前進，就是說軍隊已越過多瑙河位於北岸。


[25]
 　克勞狄的畫像一定會陳列在其中，至於還有哪些帝王的像就不得而知了。要是將愷撒和奧古斯都算進去，那麼羅馬世界的主人就可排成很長一列。


[26]
 　德克西普斯呈現出微妙又滔滔不絕的演說，不愧為希臘的詭辯家。


[27]
 　法諾附近有條名叫梅陶魯斯的小河，因為歷史學家李維和詩人賀拉斯生長在此而名垂不朽。


[28]
 　《西比萊神諭集》是羅馬人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參考希臘預言家西比拉的預言而編纂成書，供緊急狀況時由祭司團從其中獲得指示，以度過災難。


[29]
 　沃皮斯庫斯依據元老院的記錄，對這次祭典有很詳盡的描述。


[30]
 　從普林尼的著作中，我們很清楚一些狀況。很久以來西連山橡樹叢生，維米納爾山長滿柳樹。到了公元4世紀，阿芬丁山還是空曠隱蔽的處所，而且一直到奧古斯都時代，埃斯奎林山還是令人厭惡的亂葬崗。基裡那爾山在古代就以到處坑窪而聞名，證明這裡還沒有建築物。羅馬七山中，只有卡皮托山和帕拉丁山是羅馬人民居住的地區，鄰近有很多莊園。


[31]
 　爭奪王位的對手是洛利阿努斯，或稱伊利阿努斯，都是同一個人。


[32]
 　尤利烏斯·阿特裡阿努斯對他的描述很公正無私。


[33]
 　他強奪一位軍事承包商阿提提阿努斯的妻子，而遭到殺身之禍。


[34]
 　[譯注]塔西佗的《編年史》第一章，裡維婭是奧古斯都皇帝之妻，也是提比略皇帝之母，在奧古斯都死後被尊稱為奧古斯塔。奧古斯塔以後成為皇后的頭銜。


[35]
 　波利奧把維多利亞擺在30位僭主之列。


[36]
 　奧登納圖斯和芝諾比婭的言行舉止和為人處世，全部是《羅馬皇帝傳》裡記載的數據，其他地方找不到旁證。


[37]
 　她除了要生育子女外，不讓丈夫跟她親近，而且每次行房都想達成懷孕的目標。


[38]
 　奧登納圖斯和芝諾比婭經常送他寶石和玩具，都是得自敵人的戰利品，他得到以後極為愉快。


[39]
 　也有人對芝諾比婭產生很多不當的揣測，認為她是謀害丈夫的幫兇。


[40]
 　奧勒良留在元老院的記錄，可證明他承認芝諾比婭的功績，尤其是她征服埃及一事。


[41]
 　她的3個兒子名叫蒂莫勞斯、赫倫尼阿努斯和瓦巴拉蘇斯，前面兩個在戰爭發生以前已經過世，最小那位奧勒留則讓他留在亞美尼亞，以國王的頭銜統治一個很小的行省，現在還留存他的獎章。


[42]
 　沃皮斯庫斯提出一封很可靠的信件，但是奧勒良所持的態度很值得懷疑。提亞納的阿波羅尼烏斯與耶穌基督生在同個時代，他的門徒記述他的平生事跡真是神乎其神，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位聖哲，還是一個騙子，或者是個神棍。


[43]
 　在一個叫作伊密村的地方。優特羅皮烏斯和幾位學者只提到第一次會戰。


[44]
 　佐西穆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兩次會戰，對詳情描述得很清楚。


[45]
 　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裡對帕爾米拉有很生動的說明，根據他的計算，離塞琉西亞是537英里，到最近的敘利亞海岸是200英里。


[46]
 　17世紀末有一些英國旅行家說，在阿勒頗發現帕爾米拉的遺跡，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因為這兩個地方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哈里博士的主要論文就是研究帕爾米拉的歷史，有心的人可以找來一讀。


[47]
 　從一份很可疑的編年史數據中，我盡量想找出正確的日期，結果還是徒然。


[48]
 　從這封信可以推斷，菲爾穆斯是最後一位倡亂者，泰特裡庫斯的反叛早已平定。


[49]
 　巴克特裡亞納位於阿姆河與興都庫什山脈之間，即今阿富汗一帶，是中亞的古國，我國稱之為大夏，唐朝亦稱吐火羅，後為大月氏所滅。


[50]
 　蠻族在作戰中，妻子常伴同在丈夫旁邊。至於說到「亞馬孫族的女戰士」，那是神話故事，幾乎不可能存在過。


[51]
 　意大利人認為不論是長褲還是馬褲，全部是高盧人或野蠻人的服飾，羅馬人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接受。在龐培和賀拉斯時代，認為用布包住腿部和臀部，非但不健康，而且是女性化的柔弱表現。到圖拉真在位時，穿褲子是有錢人奢侈的舉動，經過逐漸的發展，平民大眾要到最後才採用。


[52]
 　可能是用鹿來拖車，用象可以在奧勒良的獎章上看得到，表示東方戰爭的勝利。


[53]
 　巴羅尼烏斯(1538—1607A.D.，意大利樞機主教)以為聖安布羅斯時代的佛羅倫薩大主教齊諾比厄斯，就是芝諾比婭的後裔。


[54]
 　他將貝盧斯的神像及太陽神的石雕供奉在神廟，珍貴的飾品都是從帕爾米拉不遠千里奪取而來，這次獻祭是在位的第四年，但應早從他登基起就開始準備。


[55]
 　奧勒良對太陽神的信仰極為虔誠，可以從他的書信中得知，也可以在他的獎章上看到，尤里安在作品中也提及。


[56]
 　這種狀況在奧勒良從埃及班師回國之前，就已經蔓延開來，所以才有鎮壓鑄幣廠事件的發生。


[57]
 　沃皮斯庫斯和其他人士都提到，奧勒良在進行東方戰事之前，只處死元老院的3位議員。


[58]
 　按照維克托的說法，奧勒良有時會戴上皇冠，他的獎章上有「君王」和「神聖」的字眼。


[59]
 　這是戴克裡先對他的評論。


[60]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提到軍隊曾派一個正式的代表團前往元老院。


[61]
 　我們最權威的來源是依據沃皮斯庫斯的說法，他在奧勒良死後16年，從元老院的記錄和烏爾比圖書館的原始文件中，對這件事的始末做了詳盡的敘述。至於在佐西穆斯和佐納拉斯的著作裡，對這件事的記述，帶有想當然耳的先入為主觀念。


[62]
 　李維、狄奧尼西烏斯和普魯塔克都提過此事，但說法不一。李維以雄辯家的口吻，狄奧尼西烏斯以法學家的觀點，而普魯塔克以道德家的語氣，但都混雜著神話。


[63]
 　在家譜上唯一不吻合之處是，歷史學家的家姓是高乃裡烏斯，而皇帝的家姓是克勞狄(譯按：一般羅馬人名字是三部分組成，第一個字是名，第二個字是家姓，第三個字是族姓)。到帝國後期，因外鄉人增加及收養之故，家姓極雜亂也未必正確。


[64]
 　亞歷山裡亞的編年史學家有明顯的錯誤，把塔西佗的年齡算到奧勒良的身上。


[65]
 　塔西佗在公元273年出任執政官，上一次在很多年以前，可能是瓦萊裡安當政時。


[66]
 　他的財產若按照古老的標準來算，約有84萬羅馬磅的白銀，而1個羅馬磅的白銀大約等於3個英鎊。但在那個時代，貨幣常因重量和成色不足而貶值。


[67]
 　塔西佗(皇帝)登基以後，下令每年抄寫歷史學家塔西佗著作十部，送到公立圖書館供一般人閱讀。後來羅馬的圖書館毀於戰亂，塔西佗最有價值的作品只留存一部原稿，收藏在威斯特伐利亞一所修道院裡。


[68]
 　[譯注]巴亞宜在坎帕尼亞地區，位於普提奧利和米塞盧姆之間，以溫泉出名，是古羅馬的療養和休閒勝地，豪門巨富均在此置有莊園。


[69]
 　他解放奴隸沒有超過100個，這是《卡尼尼亞法》的規定，在奧古斯都時代制定，到查士丁尼當政才廢止。


[70]
 　參見塔西佗、弗洛裡努斯和普羅布斯的傳記。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無論軍方放棄了什麼特權，元老院一定早就放棄。


[71]
 　沃皮斯庫斯提到當時的元老院議員，以為可以恢復原有的權勢，大都欣喜若狂。


[72]
 　普羅布斯的傳記裡有兩段話，讓我們知道入侵本都的是西徐亞民族的阿蘭人。要是我們相信佐西穆斯的記述，說是弗洛裡努斯把他們趕出辛梅裡安的博斯普魯斯地區，恐怕他不可能有時間進行如此漫長而又困難的遠征。


[73]
 　優特羅皮烏斯和奧勒利烏斯·維克托只提到他逝世，小維克托補充說他死於熱病，佐西穆斯和佐納拉斯斬釘截鐵地說他是被軍人害死的。沃皮斯庫斯將兩種不同的說法都提到，但是支吾其詞，無法說出所以然。然而這些相異的意見，倒是不難獲得一致的結論，那就是「他雖然死於疾病，但軍人的蠻橫是導致他死亡的主因」。


[74]
 　依據兩位維克托的記載，塔西佗在位正好是200天。


[75]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提到，普羅布斯要在伊利裡亞統治整個帝國，問題所在是那個時代的歷史，混亂得無法整理出一個頭緒。


[76]
 　他會對帕提亞人、波斯人和薩爾馬提亞人派出仲裁官，對塔普洛巴納派出國務總管，對羅馬各行省及所有島嶼派出總督。沃皮斯庫斯認為，普羅布斯無須等1000年再來完成此願望。


[77]
 　[譯注]古羅馬對作戰英勇的將士有很多種獎賞，愷撒在《西班牙戰記》中提到，發給作戰勝利的軍官5個金頸圈，獎賞部隊金矛和旗幟。還有一種胸牆形的金冠，賜給最早登上敵方城牆插上己方旗幟的士兵。公民冠是用橡葉編成，授予戰爭中拯救同伴性命的人。


[78]
 　[譯注]愷撒在《高盧戰記》第一卷中提到，第十軍團是最勇敢的部隊，最受他的寵愛，也是他的衛隊(後來的禁衛軍也從此衍生而出)，內戰期間無役不從，建立極大的功勳，此後第十軍團這個番號便享有軍隊最高榮譽。


[79]
 　依據亞歷山大裡亞編年史學家說法，普羅布斯享年50歲。


[80]
 　這封信是普羅布斯寫給禁衛軍統領的，同意他繼續擔任這項最高職務。


[81]
 　[譯注]大祭司長是羅馬十六人祭司團之首席祭司，負責國家的宗教和祭典，保存和解釋有關宗教的傳統，決定曆法和儀式，掌管規定人神關係的聖法。


[82]
 　可以參閱普羅布斯寫給元老院那封詞意懇切的信，時間是在他獲得日耳曼戰爭的勝利以後。


[83]
 　佐西穆斯在其著作中，長篇大論提及伊索裡亞強盜利迪烏斯作惡為患之事。


[84]
 　[譯注]托勒密在孟菲斯附近，離開羅約33英里，科普托斯在底比斯附近，離開羅約300英里，都是尼羅河的交通中心和軍事要點。


[85]
 　除了這些重要人物以外，沃皮斯庫斯還提到很多名字，都已經省略。


[86]
 　沃皮斯庫斯引用皇帝寫給元老院的一封信，裡面提到計劃要將日耳曼納為帝國的一個行省。


[87]
 　斯特拉博說是馬羅波傑斯率領馬科曼尼人到波希米亞去，克盧維裡厄斯證明就是土瓦本這個地方。


[88]
 　[譯注]諾伊斯塔德和拉蒂斯邦都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地區，拉蒂斯邦現稱裡雷根斯堡。


[89]
 　[譯注]這段邊牆雖然有200英里長，但是分為3段，中間還有50英里的缺口。


[90]
 　有位匿名的作者對全世界有關築邊牆的問題都很熟悉，尤其是對日耳曼。他引用漢瑟曼的著作，卻把普羅布斯的邊牆和馬泰塞的防禦工事混為一談，前者是用來防備阿勒曼尼人的，後者是建構在鄰近地區的法蘭克福，用來防備卡蒂人的。


[91]
 　他們可能是被哥特人所迫，才離開自己的家園。


[92]
 　沃皮斯庫斯提到這位下場悲慘的詭辯家，他在迦太基研究修辭學，可能是摩爾人而不是高盧人。


[93]
 　普羅庫盧斯是生長在阿爾本加地方的富家子弟，這個地方位於熱那亞海岸。他開始時率領2000名武裝奴隸，等於是打家劫舍做強盜。


[94]
 　有關漢尼拔要求部隊植樹這件事，其他古代的作家都沒有提到，跟他一生的歷史也有些矛盾，因為他離開阿非利加時才9歲，等回來時已經45歲，立即就在決定性的扎馬會戰中失敗而全軍覆滅。


[95]
 　普羅布斯廢除圖密善的禁令，允許在高盧、不列顛和潘諾尼亞種植葡萄。


[96]
 　尤里安很嚴厲地指責普羅布斯剛愎自用，遭到這種下場真是罪有應得。當然，這種說法也太過分了。


[97]
 　從引用的原文上看，好像是鐵做的活動塔台。


[98]
 　這些事情都可以說得通，他生在伊利裡亞的納博訥，優特羅皮烏斯把它跟高盧另一個同名的城市給弄混淆了。他的父親可能是阿非利加人，但是母親是羅馬貴族，卡魯斯自己是在首都受教育。


[99]
 　沃皮斯庫斯特別提到，尤里安認為卡魯斯皇帝和他的兩個兒子不配享有愷撒的名銜。


[100]
 　卡魯斯向元老院賀喜，說他們之中的一員，也就是他自己，已經貴為皇帝。


[101]
 　[譯注]烏努斯神通稱牧神，就是頭上長角的神，是意大利的古老神祇，祭典節日是12月5日。


[102]
 　西尼休斯把它當成是卡裡努斯的軼事，看起來很像是卡魯斯的行事風格。普羅布斯絕不會這樣做，雖然有人把這件事套在他的頭上。


[103]
 　有關卡魯斯在波斯的勝利，我參考《菲羅帕特裡斯對話錄》。就學者而言，這是一個引起爭論的題目，我的看法是要進行專門的研究。


[104]
 　古代很多知名的作者都認為卡魯斯遭雷擊斃。


[105]
 　[譯注]蘇薩在伊朗的西南部，亞歷山大大帝曾定都在此，後來移到巴比倫；埃克巴塔納是米底人的首都，位於伊朗西部，現在叫作哈姆丹。


[106]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相信預言，認為撤退是很合理的行動。


[107]
 　沃皮斯庫斯、小維克托和優特羅皮烏斯都提到，戴克裡先在位的時間很長，而且政績斐然，對比之下，當然不喜歡聽到卡裡努斯有好的名聲。


[108]
 　從卡爾豐尼烏斯的田園詩可以看得出來，普羅布斯凱旋式的壯觀仍然歷歷在目，而且歷史學家也贊同詩人的意見。


[109]
 　哲學家蒙田對羅馬人這種偉大的景象，有極為鮮明而獨特的看法。


[110]
 　卡裡努斯展出1只河馬，但未提及鱷魚。以往奧古斯都曾一次展出36條鱷魚。


[111]
 　古代人把它的高度誇大到極點，卡爾豐尼烏斯說它高與天齊，馬爾切利努斯說它高得看不見頂。不管再怎麼說，埃及大金字塔的高度也不過500英尺。


[112]
 　根據維克托不同的抄本，容納的觀眾有的是7.7萬人，也有的是8.7萬人，馬費伊(1675—1755A.D.，意大利的戲劇家、建築家和學者)計算空間可以容納的座位是3.4萬人，其餘人員要站立在最上層有掩蓋的走廊上。


[113]
 　馬費伊在著作中，即使最困難的題材也都弄得很清楚，他雖是古物學家，但也像建築家。


[114]
 　[譯注]赫斯珀裡得斯是希臘神話中為天後赫拉看守金蘋果園的仙女。


[115]
 　[譯注]羅馬人的競技節目中，場面最大的是模擬海戰，最早是愷撒演出對溫尼提人的海上實戰，讓羅馬人大開眼界。奧古斯都的《功業錄》中，特別提到在台伯河對岸的海戰表演，挖了一個1800英尺長、1200英尺寬的水池，裡面有30艘三層槳戰船和更多的小型船隻，除了槳手和船員以外，作戰人員有3000人。


[116]
 　他在當時的詩壇贏得最高榮譽的金冠，元老院為卡魯斯這個天才兒子立了一個雕像，上面刻著「舌辯群雄」。


[117]
 　沃皮斯庫斯認為是自然的事，父親過世令他不斷哭泣，不僅傷身，也染患目疾。


[118]
 　阿培爾在波斯戰爭中，曾經涉嫌背叛卡魯斯。


[119]
 　我們從亞歷山大裡亞的編年史中，知道戴克裡先即位的時間和地點。


[120]
 　在優特羅皮烏斯的記載中，說士兵發現努梅裡安的死亡，是聞到屍體所產生的臭味。難道就不能用香料的氣味來加以掩蓋(譯按：這樣看來智慧比起中國人差遠了，秦始皇死後用的是臭鹹魚)？


[121]
 　戴克裡先為什麼要殺掉阿培爾(拉丁文的「野豬」)？有人說是基於雙關語，要取得好兆頭，當然在場的人並不都是傻瓜。


[122]
 　優特羅皮烏斯把這個地點弄得很清楚，在塞爾維亞的卡斯托拉茲，位於貝爾格萊德下方不遠處。


[123]
 　根據優特羅皮烏斯和維克托的說法，這個小鎮名叫多克利亞，源於伊利裡亞一個小部落，所以這位奴隸最早的名字是多克裡斯，他用希臘語的音調加長成為戴克裡斯，最後變成羅馬人尊貴的名字戴克裡先。


[124]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對戴克裡先這段推崇之詞，好像是間接用來指責君士坦提烏斯的殘酷行為。從《歲時記》可知，阿里斯托布魯斯在卡裡努斯的推薦下出任執政官，而戴克裡先還能繼續讓他擔任羅馬的郡守。


[125]
 　問題出在馬克西米安接受愷撒和奧古斯都這兩個頭銜的時間，對此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引起一些爭論。我比較贊成蒂爾蒙特的意見，因為他在這方面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所得的結論非常精確，幾乎挑不出毛病。


[126]
 　在當著他的面所發表的頌辭中，馬梅爾蒂努斯(公元360年左右的一個羅馬官員，是《背教者尤里安頌辭集》的作者)對這個英雄人物的知識水平表示懷疑，說他在傚法漢尼拔和西庇阿時，不知是否聽過他們的名字。從這裡也可以大膽推斷，馬克西米安喜歡人家把他看成是軍人而不是文士，所以我們有時也可以根據奉承話的弦外之音，發覺一些真實的史事。


[127]
 　[譯注]羅馬神話以黃金時代與黑鐵時代，表示善與惡、光明與黑暗兩個對立的時期。黑鐵時代以邪惡、自私和墮落為特點，黃金時代以德行、公平和正義為目標。


[128]
 　在這些《頌辭集》裡，我們發現有些講辭是在公開讚揚馬克西米安，有些則借嘲笑他來討好他的敵手，可以從兩者的對照中獲得一些信息。


[129]
 　[譯注]羅馬皇帝只要生前無太大過失，死後都可由元老院批准封為神祇，接受臣民膜拜。從戴克裡先開始才在生前進行神化，為引進東方專制政體奠定理論基礎。


[130]
 　尤里安是君士坦提烏斯的外孫，他誇耀自己的家族源於英勇好戰的梅西亞人，其實是居住在梅西亞境內的達爾達尼亞人。


[131]
 　伽勒裡烏斯娶了戴克裡先的女兒瓦倫麗婭，嚴格說，君士坦提烏斯的妻子狄奧多拉是馬克西米安的繼女(譯按：所以我們在下一章可以知道，馬克西米安把女兒福斯塔嫁給君士坦丁，這樣算起來，君士坦提烏斯與君士坦丁父子娶了一對異父同母的姐妹)。


[132]
 　巴高達這個稱呼在高盧一直用到公元5世紀，意義是「叛黨」或「叛徒」。有些學者認為這個字源於凱爾特語的巴高德，意思是「亂哄哄的會議」。


[133]
 　愷撒在《高盧戰記》裡提到，海爾維第亞人的族長奧傑托裡克斯把1萬名奴隸武裝起來擔任守備。


[134]
 　現在還有伊利阿努斯和阿曼達斯所鑄造的獎章留存下來。


[135]
 　[譯注]就是馬丁·路德(1483—1546A.D.)，德國人，是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創始人，公佈「九十五條論綱」抨擊教廷發售贖罪券，否定教皇權威，將《聖經》譯成德文。


[136]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稱他們是日耳曼人，優特羅皮烏斯把他們叫作撒克遜人。但後者活在下一個世紀，可能是用他那個時代的說法。


[137]
 　優特羅皮烏斯、奧勒利烏斯·維克托和優米裡烏斯這3個人，對卡勞西烏斯的出生也有不同的說法。但斯蒂克利博士認為他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是具有不列顛皇室血統的君王。


[138]
 　《頌辭集》第十二卷提到，那時的不列顛太平無事，故羅馬派駐的防軍兵力薄弱。


[139]
 　演說家優米裡烏斯為了誇大君士坦提烏斯的英雄事跡，故意將不列顛的征伐說得很重要。雖然說的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應該要大聲表示贊同，但是事實上很難想像，英格蘭在公元4世紀初葉，能夠當得起這麼多推崇之詞。就是在150年前(譯按：意指17世紀初期)，英國人也很難說自己的國家有什麼建樹。


[140]
 　卡勞西烏斯的獎章還有很多保留到現在，他本人成為非常熱門的人物，平生事跡都有人詳細研究。斯蒂克利博士特別將這位不列顛皇帝寫成厚厚一卷，我用過這些材料，但是反對很多虛構的史實。


[141]
 　馬梅爾蒂努斯所編纂的《頌辭集》裡，第一篇頌辭是寫在馬克西米安海上整備完成時，所以演說者預測海戰一定會打贏，再下來這篇頌辭根本不提這件事，讓我們知道這次作戰沒有成功。


[142]
 　由於奧勒利烏斯和優特羅皮烏斯的敘述以及留存的獎章，知道雙方經過協商以後，暫時修好復交，但是不敢說有正式的書面協議。


[143]
 　[譯注]愷撒的《內戰記》提到用建突堤來阻塞航道，使布倫迪西烏姆失去海運功能，水深的地方則用大型木筏連起來。


[144]
 　[譯注]懷特島位於英國南海岸，是英吉利海峽最大的島嶼，也是英格蘭的屏障，羅馬時代稱為維克提斯島。


[145]
 　歐西比烏斯(公元4世紀時希臘歷史學家和辯論家)的希臘原文寫的是6000人，但奧羅修斯和優特羅皮烏斯採用皮阿尼烏斯所譯數據，數字變成6萬人。


[146]
 　有一個薩爾馬提亞人的屯墾區在特裡夫附近，因為蠻族都很懶惰而荒廢，奧托尼烏斯特別寫在《莫瑟拉》這首長詩裡。卡皮人有一個小鎮在下瑪西亞。


[147]
 　這位尤里安被打敗後，用短劍刺進自己的胸膛，然後再跳到火裡自殺。


[148]
 　歐西比烏斯把毀滅這幾座城市的時間早說了幾年，他所提的時間正是埃及反抗羅馬的統治，叛亂的狀況最為嚴重時。


[149]
 　[譯注]努比亞位於非洲東北部，是蘇丹北部和埃及南部沿尼羅河的地區。


[150]
 　[譯注]畢達哥拉斯是公元前6世紀希臘哲學家和數學家，認為數學為萬物的本源，促進數學和西方理性哲學的發展；所羅門是公元前10世紀的以色列國王，為大衛王之子，以智慧著稱；赫爾密斯是希臘哲學家，著有《占星術》《煉金術》等書籍。


[151]
 　[譯注]埃及的煉金術傳入中國一事值得商榷，根據李約瑟所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書，西方的煉金術受中國的影響最大，尤其晉人葛洪所著《抱朴子》，是最早也是最有系統的專論。


[152]
 　克裡尼的摩西在所著的《亞美尼亞史》裡提到提裡達特斯的教育和體能狀況，說他抓住野牛的兩隻角，就可以把牛頸扭斷。


[153]
 　小維克托推測在公元323年時，李錫尼已60多歲，跟提裡達特斯的庇主可能不是同一人，但李錫尼大約生在公元250年，與小維克托的算法又差了十幾年。所以他在那個時候已經有30多歲，跟伽勒裡烏斯是同時的人物，而且很早頭髮就變成灰白。


[154]
 　克裡尼的摩西在《亞美尼亞史》提到，他們為神聖的瓦拉薩息斯豎立雕像。他是阿薩息斯王朝的第一任國王，約在公元前130年統治亞美尼亞。


[155]
 　亞美尼亞的貴族人數很多，勢力很大，摩西提到很多家族在瓦拉薩息斯當政時很有名望，一直延續到他那個時代，大約是公元5世紀中葉。


[156]
 　《亞美尼亞史》把中國稱為秦，因為絲綢的生產、人民的富裕和對和平的熱愛而聞名於世。


[157]
 　粟特應該是當時中國所稱的西域，所指的區域非常廣泛，可能將中亞和西亞的一部分都包括在內。


[158]
 　這裡指的是西徐亞人的瑟西族，在阿姆河和藥殺水的上游，逐水草過著遊牧生活；還有格裡人是裡海西南部吉蘭地區的居民，很久以來就用底裡麥特人這個名字，襲擾波斯王國。


[159]
 　克裡尼的摩西沒有提到第二次復國的事，我只有從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的作品裡找到一些數據，拉克坦提烏斯特別提到納爾塞斯的雄心壯志。


[160]
 　優特羅皮烏斯、費斯特斯、奧羅修斯和兩位維克托，都提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那次戰役，有關前面兩次作戰只有奧羅修斯加以敘述。


[161]
 　[譯注]公元前55年，克拉蘇遠征波斯，一共是7個軍團約2.9萬人，再加上協防軍及騎兵總計4萬人，公元前53年6月在卡雷與蘇雷納斯決戰，全軍覆沒。


[162]
 　《亞美尼亞史》把這段當成提裡達特斯的功勳來描述，我認為他和伽勒裡烏斯一樣都吃了敗仗。


[163]
 　色諾芬在《遠征記》中提到，波斯人的騎兵因為這個緣故，通常紮營的位置離開敵人有60個斯塔德(1個斯塔德約為607到735英尺)的距離(譯按：60個斯塔德最少有12公里，是否太遠了一點)。


[164]
 　優特羅皮烏斯提到，波斯人承認羅馬人的德行和武功一樣優越，雖然對敵人非常尊敬而且感激，但是自己在這方面卻乏善可陳。


[165]
 　協議有關的敘述從貴族彼得搜集的斷簡殘篇中找到。彼得本人是查士丁尼時代的人物，將搜集的資料整理後出版，據稱作者都是可信度很高的知名之士。


[166]
 　這位指揮官是蘇米烏姆的總督，克裡尼的摩西曾提到這個行省，位於阿拉拉山脈的東部。


[167]
 　地理學家托勒密發生錯誤，把辛格拉的位置從阿博拉斯河移到底格里斯河，使彼得也跟著出錯，就把底格里斯河當成邊界。羅馬帝國邊疆的防線，有時會與底格里斯河交叉通過，但是絕不會順著河流設置。


[168]
 　彼得同意扎迪尼西、阿扎尼尼和卡圖伊尼這3個行省是在一邊，但是認為另外兩個行省應該是雷希梅尼和索菲尼。我接受阿爾米紐斯的意見，他提出證明說是無論在戴克裡先以前或是約維安以後，雷希梅尼和索菲尼都沒有受過波斯的統治。


[169]
 　色諾芬的《遠征記》提到，卡杜克奇亞人的弓有3肘尺長(1肘尺約為20英吋，3肘尺近150厘米)，箭的長度有2肘尺，希臘人發現在荒野地區竟有很多村莊。


[170]
 　優特羅皮烏斯只提到阿扎尼尼有個城市名叫提格雷諾塞塔，至於其他3個行省的城市和位置，就沒有留下什麼蛛絲馬跡。


[171]
 　李維記下卡米盧斯就這個題材所發表的言論，極為雄辯而且富於感情，他反對將政府從羅馬搬到鄰近的城市維愛。


[172]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同樣也提到，馬克西米安在迦太基興建很多建築物，可能是在與摩爾人發生戰爭的時期。


[173]
 　這兩個部隊配置在伊利裡亞地區，按照古老的規定，每個部隊有6000人。士兵以善於使用一種灌鉛的重標槍而聞名遐邇，每個士兵攜帶5支，運用力量和技巧可以投擲得又遠又准。


[174]
 　普林尼把「主上」當成罵人的話，意義是指暴君或僭主，不是正統的國君。但是普林尼經常拿這個頭銜來稱呼自己的朋友，也就是國君圖拉真。這種奇異的矛盾現象使註釋家和翻譯者都感到困惑。


[175]
 　[譯注]塔昆文是艾圖裡亞最古老的城市，在羅馬的北面約40英里。


[176]
 　[譯注]查理五世(1500—1558A.D.)就是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稱查理五世，鎮壓西班牙城市公社起義，反對宗教改革與新教，與法國和土耳其發生戰爭，奪取西歐霸權失敗後，於1556年退位。


[177]
 　我們從拉克坦提烏斯那裡知道戴克裡先這次的旅程和病況。他有時還是會寫些正式的報道，不是只杜撰一些奇聞異事。


[178]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把戴克裡先的禪位歸於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戴克裡先沒有很大的野心；第二是他對即將面臨的困難感到極為煩惱；還有就是在頌詞上所提到他已老病侵尋，這是無法抗拒的自然因素。


[179]
 　戴克裡先退位的時間在年份和日期上都有不同的說法，查證也很困難。靠著蒂爾蒙特的努力，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


[180]
 　小維克托輕描淡寫地提及一些傳聞：像是戴克裡先得罪當時掌權的人士，他過去的貢獻全部被抹殺，認為都是罪行和缺失；被羅馬元老院當作罪犯而受到指責，他根本就是氣憤發狂而死等。


[181]
 　亞當及克萊裡索帶著兩名繪圖員在1757年7月訪問斯帕拉特羅，這本感人的作品就是這次遊歷的成果，7年後才在倫敦出版。


[182]
 　孟德斯鳩根據奧羅修斯和歐西比烏斯的意見，認為在此狀況下，帝國首次真正分為兩個部分。但很難發現伽勒裡烏斯在哪些方面的打算會與戴克裡先不同。


[183]
 　拉克坦提烏斯提到伽勒裡烏斯要統治20年，這是他的臆測之詞，非常不可靠。


[184]
 　此傳說起於中世紀黑暗時代的修道院，與君士坦丁同時代的人不知此事。後經蒙茅思的傑弗裡和公元7世紀一些作家的潤色修飾，17世紀很多古物學家為此大聲辯論，卡特也將之納入《英國史》正史來敘述。不過，他把那位成為海倫娜父親的科伊爾國王，從埃賽克斯搬到安東尼邊牆。


[185]
 　優特羅皮烏斯和幾位作家都認為確有其事，蒂爾蒙特卻有不同的研究結果，戴克裡先堅持君士坦提烏斯要與海倫娜離婚，那表示認同他們之間的婚姻關係。


[186]
 　關於君士坦丁的出生地有三種意見，一是英國古物學家從《頌辭集》裡找到一些辭句，認為他出生在不列顛，事實上頌辭所說是他在約克繼位。第二是現代希臘學者認為出生地是尼科米底亞灣的德累潘諾姆，因君士坦丁將此地改名為海倫波裡斯，查士丁尼也蓋了很多壯觀的建築物，很可能海倫娜的父親就是在這裡開客棧。君士坦提烏斯在奧勒良當政時，出使波斯回來後在此住過，但那時一個軍人征戰四處，對於結婚和小孩出生的地方也不會很在意。第三種說法是出生在納伊蘇斯，是當時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作品裡提到的。阿柏裡烏斯搜集到很多這方面的史實匯整後出版，也經過尤里烏斯·菲爾米庫斯的訂正。


[187]
 　伽勒裡烏斯不讓君士坦丁回到他父親身旁，主要是拿來當作人質，而且他對於君士坦提烏斯死後留下的帝位，還有其他的打算，所以不願君士坦丁有接位的希望。


[188]
 　佐西穆斯提到一個很愚蠢的故事，說是君士坦丁把驛站的馬匹全部刺傷，要是皇帝改變心意，則後面的人無法使用。但是這種做法根本不能阻止追兵，只會引起更大的猜疑，惹來更多的麻煩。


[189]
 　這是羅馬歷史上第一次見到蠻族國王率領由自己臣民組成的部隊，去協助羅馬人作戰。這種事以後就習以為常，最終成為帝國的心腹大患。


[190]
 　頌詞作者優米裡烏斯在君士坦丁的面前，陳述過去這段事情，說他為了推辭起見，策著馬匹快跑，但是被士兵攔截下來，非要擁戴他繼位不可。


[191]
 　君士坦丁垂死的父親選擇他當繼承人，當然有很多非常說得通的理由，不管是優米裡烏斯和其他的作者，對這方面都沒有意見。


[192]
 　君士坦丁對3個妹妹的婚事都安排得很好，君士坦提婭嫁給李錫尼皇帝，安娜斯塔西婭許配給擔任愷撒的巴西努斯，優特洛庇婭許配給任執政官的內波提阿努斯；他的3個弟弟是達爾馬提烏斯、尤里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和父親同名)和漢尼波利阿努斯，以後都會提到。


[193]
 　在格魯特的《羅馬銘文》一書中，所搜集的戴克裡先浴場銘文提到這6位君主。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的頭銜是奧古斯都，也是其他幾位皇帝的父親，他們一起將這個富麗堂皇的浴場，當成奉獻給羅馬人使用的禮物。這處遺址後來經建築師測繪過，尤其是古物學家多納圖斯確認，有一個大廳成為加爾都西會的教堂，甚至就是接待室都大得可以當作另一個教堂。


[194]
 　從第七篇《頌辭》的內容，可以更瞭解馬克西米安的行事作為。奧勒利烏斯·維克托認為不管他是否同意發動這場謀叛，他的野心事先已經昭然若揭。


[195]
 　[譯注]羅馬人自殺或者被君主賜死時，通常會切開血管放血死亡，一般是割手腕動脈浸於溫水中，要快則割開頸動脈。像尼祿的大臣彼得洛尼烏斯被迫自盡，他先割開血管，再縫起來，與友人見面交談並朗誦詩篇，散步後小睡片刻，拆開縫線放血，安詳而逝。


[196]
 　從古代留存不完整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次戰爭的狀況以及塞維魯的去世，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而且說法不一。我經過篩選以後，盡量不要讓陳述的事實產生矛盾。


[197]
 　第六篇《頌辭》是為了祝賀君士坦丁的登基，但是演說者很謹慎，避免提到伽勒裡烏斯和馬克森提烏斯，只說起當前會遭遇一些困難，為了羅馬的尊榮會加以解決。


[198]
 　有位不知名的歷史學家在留下的殘篇中，提到雙方曾經有過協議，這並不是傳聞軼事，可信度很高。


[199]
 　[譯注]羅馬人開城投降均指內戰而言，外敵入侵以漢尼拔之威脅最大，但從未迫近羅馬城。


[200]
 　拉克坦提烏斯和佐西穆斯都提到此事，後者暗示君士坦丁在與馬克西米安的正式商談中，答應向伽勒裡烏斯宣戰。


[201]
 　蒂爾蒙特證明李錫尼跳過西澤這個位階。伽勒裡烏斯從意大利撤軍後，在公元307年11月11日直接封他為奧古斯都。


[202]
 　當伽勒裡烏斯宣佈李錫尼跟他一樣是奧古斯都以後，想讓兩位年輕的副手君士坦丁和馬克西明加上奧古斯都之子的新頭銜。但是馬克西明很快告知，他已經接受軍隊推戴為奧古斯都，迫得伽勒裡烏斯像對君士坦丁一樣，只有承認既成的事實。


[203]
 　這段話根本是違心之論，也可見羅馬在當時已經是諂媚阿諛成風。


[204]
 　有種傳言流布很廣，說馬克森提烏斯是敘利亞某個貧寒家庭的兒子，被馬克西米安的妻子收養。


[205]
 　拉克坦提烏斯在書中提到，馬克西米安辭去帝位以後，君士坦丁仍舊以帝王之禮相待。在所有公開的場合，他都坐在女婿的右邊。


[206]
 　[譯注]羅訥河之水流甚急，從里昂乘船順流而下一日夜可抵阿爾勒。


[207]
 　[譯注]愷撒在公元前49年4月19日抵馬賽，協議破裂開始圍城。6月，愷撒前往西班牙，將圍攻作戰交給特雷博尼烏斯負責。經半年圍攻，馬賽於10月25日開城投降。


[208]
 　佐西穆斯和優米裡烏斯都提到這件事，尤其是優米裡烏斯用頌辭來表達出他的君主已經是仁至義盡，而且佐西穆斯指責馬克西米安的善變反覆。這些都是片面之詞，站在一個歷史學家的立場，不能輕易置信。


[209]
 　佩爾索湖位於上潘諾尼亞靠近諾裡庫姆的邊界，這個稱為瓦倫裡亞行省(伽勒裡烏斯的妻子瓦倫麗婭用自己的名字稱呼這片積澇成災的湖區)的區域，大致坐落在德拉弗河與多瑙河之間。我懷疑維克托是否把它跟沃洛辛沼澤弄混淆，或者看成是現在所說的薩巴頓湖。這個湖位於瓦倫裡亞的中部，大約有70英里長、10英里寬。


[210]
 　拉克坦提烏斯和歐西比烏斯在敘述他的症狀和病情時，不僅詳盡且顯得很高興。


[211]
 　要是有人喜歡看到一位暴虐的迫害者，遭到痛苦死亡的報應，我推薦他去細讀格勞修斯所寫的一本書，裡面提到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過世前的狀況。


[212]
 　我採用歐西比烏斯和拉克坦提烏斯的著作。佐西穆斯所寫的內容不夠精確，有的地方把馬克西米安和馬克西明弄混淆了。


[213]
 　參考第八篇《頌辭》，關於君士坦丁的巡視，優米裡烏斯說出奧頓的悲慘狀況和全民感激之情。


[214]
 　從當時的數據中可以看出，有很多法蘭西青年遭到這種殘酷而羞辱的虐待而死亡。


[215]
 　尤里安憎惡並輕視馬克森提烏斯，將他摒棄於愷撒之列。佐西穆斯指責他集殘酷和荒淫之大成。


[216]
 　這位貴夫人是郡守的妻子，名字叫索弗洛尼婭，是基督徒。仍舊有些宗教界人士質疑，在這種狀況下是否可以自殺。


[217]
 　在《頌詞集》裡，非常生動地描繪出馬克森提烏斯的怠惰和傲慢。演講人在有的地方宣稱，羅馬1060年來累積的財富，被暴君和他僱用的黨羽全部糟蹋一空。


[218]
 　在君士坦丁獲勝以後，大家認為他從可恨的暴君手裡拯救了共和國，不管怎麼說，征討意大利是正當的行為。


[219]
 　只有佐納拉斯和錫德雷努斯(11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提到羅馬曾派出使者。這些希臘人當時有機會參閱很多作品，現在都已經絕版。


[220]
 　佐西穆斯雖記錄雙方精確的兵力數目，但未提到海上作戰的整備狀況，可是這次戰爭一定是水陸並進，君士坦丁的艦隊佔領撒丁尼亞、科西嘉和意大利的港口。


[221]
 　演說人的頌辭要是故意少算君王出征部隊的數目，這是一點都不足為奇，因為這樣可凸顯平定意大利的成就。但奇怪的是，他認為暴君的軍隊還不到10萬人。


[222]
 　從高盧到意大利，穿越阿爾卑斯山的三條主要隘道，分別是經過聖伯納德山、森尼山和熱內夫爾山，漢尼拔使用的第一條路最出名，是最傳統的通道，後來的將領也有使用熱內夫爾這條隘道的。一般而言，森尼山的路較少使用。


[223]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對於穿越阿爾卑斯山的道路，有清楚、生動且精確的描述。


[224]
 　佐西穆斯和歐西比烏斯提到君士坦丁通過阿爾卑斯山以後，迅速進軍羅馬，採取決定性的行動。但我們根據兩篇頌詞所提供的資料，還須將中間的作為交代清楚。


[225]
 　[譯注]維羅納是意大利北部的軍事重鎮，控制通往伊利裡亞和雷提亞的孔道，位於米蘭的東側。君士坦丁進軍羅馬前若不先予解決，不僅退路會被截斷，而且有被前後夾擊的可能。


[226]
 　馬費伊伯爵曾經研究過維羅納的圍攻和會戰，因為這件事發生在他的家鄉，所以調查很詳細。伽勒裡烏斯建構城市的防禦工事，城牆比起現有的規模要小一點，並沒有將圓形競技場包括在內。


[227]
 　他們缺少鏈條來處理大量的俘虜，開會時大家也不知如何是好。賢明的君主決定採取權宜的措施，使用木枷當作鐐銬將他們鎖起來，不必全部殺掉。


[228]
 　馬費伊伯爵認為，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9月1日時還留在維羅納，他在征服山外高盧以後，15年期的財政年度從這一天開始計算，所以特別值得紀念。


[229]
 　[譯注]愷撒於公元前49年1月11日揮軍渡過盧比孔河，龐培於1月17日棄守羅馬。愷撒率軍沿東岸南下，直趨布倫迪西烏姆將龐培趕往希臘後，再回師羅馬時才4月1日，是以愷撒平定意大利的時間約為70天。


[230]
 　在《頌辭集》裡有兩篇提到羅馬的糧食狀況，其中一篇頌辭中，演說人誇大穀類的儲存數量，說是馬克森提烏斯從阿非利加和西西里搜刮運來。然而歐西比烏斯認為，如果發生缺糧的狀況，皇家穀倉只供應軍隊，不會管人民的死活。


[231]
 　薩克薩·魯布拉位於克裡梅拉附近，有條不形成障礙的小溪流過，因300名法比人在此光榮戰死而在歷史上獲得名聲。


[232]
 　戰場的位置是馬克森提烏斯選定，台伯河就在後方，兩篇頌詞中說得很明確。


[233]
 　當時有個謠言到處流傳，說馬克森提烏斯不打算撤退，只是做好圈套要陷害追擊的敵軍，等君士坦丁快接近時把木橋弄松，沒想到自己人爭著逃命，竟把整座橋樑壓垮。蒂爾蒙特認為這種傳聞根本講不通，也很奇怪拉克坦提烏斯和納扎尼烏斯竟然完全不予理會，至少歐西比烏斯和佐西穆斯應該證明這種說法違背常理。


[234]
 　過了幾個月才在一篇頌辭中，將這次會戰的經過做了很詳盡的敘述。歐西比烏斯、拉克坦提烏斯和埃皮托米斯也補充一些細節。


[235]
 　佐西穆斯是君士坦丁的政敵，承認只有少數幾位馬克森提烏斯的友人被殺。其他人認為君士坦丁進入羅馬，並沒有像秦納、馬略或者是蘇拉那樣大開殺戒。


[236]
 　可參閱《狄奧多西法典》有關本次和下年頒發的詔書和法條。


[237]
 　馬克西明認為他是最資深的愷撒，應該成為位階最高的奧古斯都。


[238]
 　[譯注]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正式稱呼是「羅馬元老院和人民」，帝制以後還是沿用，但表示的意義已大不相同。


[239]
 　我們可以從《狄奧多西法典》所記錄的資料，探索歷任皇帝的作為和行動，但是有些日期和地點，因為謄寫人員的大意而產生很多訛誤。


[240]
 　佐西穆斯提到，君士坦丁在進軍羅馬之前，已經將妹妹許配給李錫尼。要是照小維克托的說法，戴克裡先受邀參加婚禮，但是托辭年老有病未克成行，後來接到第二封信，指責他偏袒馬克森提烏斯和馬克西明，所以才不來參加婚禮。


[241]
 　佐西穆斯把馬克西明的失敗和死亡，視為很平常的事件。但是拉克坦提烏斯非常重視加以詳述，認為馬克西明的滅亡完全是天意，因為李錫尼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教會的保護者。


[242]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提及李錫尼和君士坦丁在獲勝後，他們的作風完全不同，拉克坦提烏斯認為是別有用心的說法。


[243]
 　馬克西明為滿足自己的情慾，不惜拿臣民做犧牲品，派閹人出去用誘騙和搶奪的方式給他找女人，在送給他以前要經過詳細檢查，若稍有不從就當成叛逆來治罪，堅決抗拒會被丟到河裡淹死。同時，臣民娶妻要得到皇帝允許，逐漸成為慣例。


[244]
 　戴克裡先終於派人前往覲見皇帝，為女兒求情，至於所派的人是誰已無法查證。


[245]
 　只有拉克坦提烏斯提到這件事。至於所說在各處漂流15個月，不知是從放逐還是從逃亡算起。就原文的字義上看好像是逃出宮廷，但是拉克坦提烏斯記載此事的時間，應該是李錫尼和君士坦丁的第一次內戰之後。


[246]
 　戴克裡先的妻子和女兒清白無辜，卻慘遭惡報。拉克坦提烏斯在提及此事時，雖然表示憐憫，還是難掩喜悅之情。


[247]
 　艾摩納今稱萊巴克，位於卡尼奧拉地區，在尤里安阿爾卑斯山北麓，是控制南北進出的要道，因此成為意大利和伊利裡亞兩位統治者相互爭奪的目標。


[248]
 　西巴利斯離伊利裡亞的首府西米烏姆約50英里，離貝爾格萊德約100英里，此處是多瑙河和薩瓦河的會合口。


[249]
 　佐西穆斯對此次會戰敘述得非常詳盡，但偏重於文辭方面，對軍事行動著墨不多。


[250]
 　有幾位作家都提到這次會戰，特別是埃皮托米斯提供很多背景資料，但是他們經常會把李錫尼和君士坦丁之間的兩次戰爭弄混淆。


[251]
 　佐西穆斯、優特羅皮烏斯、奧勒利烏斯·維克托和歐西比烏斯這4位都提到，條約內有晉陞3位愷撒的條文，但是這個時候小君士坦丁和小李錫尼還沒有出生，後來也知道晉陞儀式是在公元317年3月1日。可能是條約最初規定西部帝國產生兩位愷撒，而東部只能有一位，人選則由皇帝自行決定。


[252]
 　這是納扎尼烏斯的演說頌辭，在5年舉行一次的愷撒晉陞儀式上發表，這次是公元321年3月1日，離上次只有4年的時間。


[253]
 　歐西比烏斯認為，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正義之劍還是掌握在這位英雄的手裡。就是在《狄奧多西法典》裡都可以看出，君士坦丁的執法過於寬厚，倒不是沒有犯法的罪犯和懲處的法律。


[254]
 　現在還存有克裡斯帕斯戰勝阿勒曼尼人所頒發的獎章。


[255]
 　佐西穆斯對這段的記述非常不清楚，很多地方充滿矛盾。歐普塔提努斯的頌辭中提到薩爾馬提亞人與卡皮人和格塔伊人結盟，指出一些作戰的地點。薩爾馬提亞人在每年11月慶祝射獵活動，也可能起源於這次戰爭的勝利。


[256]
 　尤里安在當愷撒時提到，君士坦丁常自誇他將圖拉真所征服的行省，也就是達契亞，重新收復成為帝國的領域。但是西萊努斯暗示君士坦丁的征戰，就像阿多尼(譯按：希臘神話中，象徵愛與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所愛戀的美少年)的花園，草木很快凋謝。


[257]
 　君士坦丁對幫他打天下的老兵一向都很關照，重視他們的福利和退役後的生活。


[258]
 　雅典在那時為了保持海上帝國的英名，艦隊的實力經常有300艘三層槳戰船，後來增加到400艘，都已整備完畢可以馬上使用。比雷埃夫斯港的設備就花費共和國1000泰倫，大約是21.6萬英鎊。


[259]
 　赫勒斯滂海峽的海流很急，在刮北風時巨浪滔天，船隻根本無法通過，等到南風刮起來抵消海流的力量，海面才變得風平浪靜。


[260]
 　按照奧勒利烏斯·維克托的說法，馬爾提尼阿努斯是地方的民政長官。從一些獎章上面知道，他接受奧古斯都的頭銜統治過很短的時期。


[261]
 　[譯注]屋大維婭是奧古斯都的姐姐，原為馬塞盧斯之妻，夫死後基於政治聯盟的需要嫁給馬可·安東尼，後被安東尼拋棄。屋大維婭與前夫生一子二女，與馬可·安東尼生二女，小女兒安東尼婭與德魯蘇結婚生兩子，次子即克勞狄皇帝。


[262]
 　只有一位作家提到士兵殺害李錫尼，佐拉納斯認為元老院也出了力，歐西比烏斯很謹慎，根本對這件事避而不提。只有索佐曼(公元5世紀拜占庭律師和教會歷史學家)在一個世紀以後，才敢說李錫尼是因為犯了叛逆罪被處決。


[263]
 　猶太人的希律教派，受到希律王指使，承認宗教的統一性，但約瑟法斯說，這個教派的人數很少，存在時間很短，根本不值一提。


[264]
 　奧古斯都給耶路撒冷神廟留下一大筆錢作為獻祭之用，到他的外孫蓋烏斯即位，也就是稱為卡利古拉的皇帝，完全不把猶太教放在眼裡。


[265]
 　斐洛(15B.C.—45A.D.，說希臘語的猶太哲學家)和約瑟法斯對這件事有很詳盡的描述，說是給敘利亞的總督帶來很大困擾，等他向西基帕王提出這樣一個偶像崇拜的建議時，國王聽到後當場昏厥，直到第三天才醒過來。


[266]
 　敘利亞和阿拉伯有為數眾多的神祇，彌爾頓(1608—1674A.D.，英國詩人，著有長詩《失樂園》)用130行優美的詩句來敘述。其中兩個最長且極富韻味的詩段，塞爾登(1584—1654A.D.，英國法學家、文物學家和東方專家)據以寫出深奧難解的論文。


[267]
 　「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跡，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見《聖經·舊約全書·民數記》第十一章第十四節)從摩西的歷史發展來看，聽到神一直在抱怨，但這種說法有點褻瀆。


[268]
 　由於這種狀況，佩拉的教會和主教一直保有耶路撒冷教會的頭銜，所以可以拿來援例，像是教廷設在阿維尼翁70年，教會的最高統治者還是被稱為羅馬教皇。而亞歷山大裡亞大主教很久以前就將寶座搬到了開羅。


[269]
 　佩拉的阿里斯托證實猶太民族被逐出耶路撒冷，有幾位教會作家也提到此事，還有人過於草率，認為整個巴勒斯坦都包括在禁制令之內。


[270]
 　勒·克拉克(1657—1736A.D.，亞美尼亞學者)從歐西比烏斯、哲羅姆(347—419A.D.，聖徒、翻譯家和修道院院長)、埃皮法尼烏斯及其他作者的著作中找資料，得知有關拿撒勒人，亦即伊比奧尼派的詳細情形。有人把它列為教規嚴厲的派別，也有人認為他們很溫和。根據推測，耶穌基督的家庭仍舊是這個教派的成員，那麼它的立場不僅溫和而且也較為中立。


[271]
 　有些作者富於想像力，將此教派稱為埃比翁。對於宗教上的問題，德爾圖良的意見太激進，而埃皮法尼烏斯又流於輕信，所以我採用歐西比烏斯的觀點。


[272]
 　在所有基督教的體系之中，只有阿比西尼亞教會堅持摩西的儀式，從坎達絲皇后重用宦官，可以聯想到一些可疑之處。我們確認埃塞俄比亞人一直到公元4世紀還沒有改信基督教，就像猶太人那樣信守安息日的規定，不吃禁止食用的肉類，因為從很早時期起，這兩個民族就分別住在紅海的兩岸。


[273]
 　[譯注]諾斯替教派運用神秘的崇拜儀式和方法，尋求神聖知識，成立的時間早在耶穌降生之前，開始宣揚彌賽亞的理論，後來被正統基督教指為異端。


[274]
 　[譯注]可以參閱《聖經·舊約全書·創世紀》第一、二、三章。


[275]
 　溫和的諾斯替教派認為，造物主耶和華就像人類一樣，混合著神明與魔鬼的性質，其他教派指責這種邪惡的觀點。要是參閱莫斯海姆(1694—1755A.D.，德國教會歷史學家)的《世界通史》有關公元2世紀的記載，內容雖然很簡單，可以知道對這個主題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276]
 　[譯注]巴西裡德派、瓦倫提尼安派和馬西昂派3個都是諾斯替教派裡的小派系，大約在公元2世紀前後興起於亞歷山大裡亞，以創始人的名字為教派的名稱，主張的教義和遵行的儀式也都大同小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創，將祆教的善惡兩元論和基督教的彌賽亞降臨糅和在一起，在公元3世紀時傳播迅速，成為北非、中東和西亞一帶最主要的宗教，一直到成吉思汗西征才告絕滅。


[277]
 　奧利金有極不平凡的經歷，這位不屈不撓的作者，一生孜孜不倦鑽研經典，認為教會的權威完全基於《聖經》的真實性。想要諾斯替教派的信徒接受現在的福音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有些部分像是故意加以刪改，違背原來的教義，所以伊格納提烏斯要用聖傳的口諭，來取代福音作者的記載。


[278]
 　奧古斯丁是理性信仰經歷漸進過程的明證，他曾加入摩尼教派達9年之久。


[279]
 　德爾圖良宣稱，魔鬼承認經常受到基督教驅魔者的折磨。


[280]
 　德爾圖良撰寫一些詆毀偶像崇拜的文章，向信徒大聲疾呼要隨時注意，不可違犯這方面的罪行。


[281]
 　羅馬元老院經常選擇廟宇或聖地集會，在進行議事之前，每個議員都要在神壇敬酒和撒乳香。


[282]
 　可以參閱德爾圖良的著作，這位個性嚴峻的宗教改革家，對歐裡庇得斯的悲劇就像對角鬥士的搏命一樣，抱著絲毫不假辭色的態度。演員的服裝尤其引起他的反感，為了看起來身材很高，所以穿上厚底的官靴，這就是褻瀆神明的表現。


[283]
 　古代不論任何階層，飲宴終了時都會酹酒祭神。蘇格拉底和塞涅卡在結束生命時，也沒有忘記這個傳統習俗。


[284]
 　維吉爾詳盡敘述古代的葬禮，比起評論家塞菲烏斯的文章有過之而無不及。火葬堆就像是一個神壇，把犧牲的鮮血澆在火焰上，向每位參加葬禮的人身上灑聖水。


[285]
 　德爾圖良在反對偶像崇拜的著作中提到，要是有一位異教朋友當你打噴嚏時，按習俗向你說：「朱庇特保佑你!」作為一個基督徒就要表示抗議，因為他認定朱庇特不是神。


[286]
 　奧維德費盡心血的作品是未完成的《歲時記》，沒有寫完前6個月的節慶習俗。馬克羅庇烏斯雖然把編出來的書稱為《農神節》，但是這個用來做標題的節慶只佔全書很少篇幅。


[287]
 　[譯注]希臘神話裡的達芙妮仙女居於山林水澤之間，為了逃避阿波羅的騷擾，變成一棵月桂樹。


[288]
 　有位基督徒士兵在衝動之下，將長官賜給的月桂冠拋在地上，像這樣表露身份，就會為自己和教友帶來危險。德爾圖良為此事寫了一份答辯書，看起來倒像一篇頌辭。蒂爾蒙特認為德爾圖良所寫的《冠冕》這篇文章，曾被皇帝(塞維魯和卡拉卡拉)提到過，那是他犯錯加入孟他努派很久以前的事。


[289]
 　西塞羅的著作中，《托斯卡論文集》第一卷和《論老年》，文辭非常優美，希臘的哲學思想和羅馬的人生觀全部表露無遺。


[290]
 　靈魂不滅的學說能夠與宗教兼容共存，很多拉丁和希臘神父將之採用作為教義。


[291]
 　《奧德賽》第六卷把地獄的景象描繪得淒慘而且不合邏輯，品達(518B.C.—438B.C.，希臘抒情詩人)和維吉爾把這幅圖畫加以細部的修飾，看來更為動人心弦，但是這些詩人還是犯下前後矛盾的毛病。


[292]
 　[譯注]亞倫是摩西的哥哥，奉神的旨意成為摩西的代言人，一起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後來成為第一位祭司，負責對神的祭禮和儀式(參閱《舊約全書·出埃及記》《舊約全書·利未記》和《舊約全書·民數記》)。


[293]
 　神的使者摩西是正統教義的創始者，特別為神的疏失找到了很牽強的理由，反而讓不信的人拿來當作駁斥的主要論點。


[294]
 　[譯注]以斯拉是公元前5世紀時以色列的文士、先知和宗教改革者，當時以色列人受波斯王朝的管轄；參閱《舊約全書·以斯拉記》。


[295]
 　按照他們教義的解釋，撒都該派只承認摩西五經，但是現代學者把先知也加進教條，認為撒都該派以反對法利賽派的傳統為要旨。


[296]
 　[譯注]公元前143年，西蒙·馬加比趁著東方局勢混亂，脫離塞琉西亞的控制，恢復猶太人的獨立，成為猶太聯邦的將軍和最高祭司，並由亞斯漫尼家族世襲其職，一直到公元前63年被羅馬征服，成為敘利亞行省的一部分。


[297]
 　《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和保羅的《帖撒洛尼卡前書》都提到應許之事。伊拉斯謨(1466—1530A.D.，人道主義者)借寓言和隱喻之助，移開難以明瞭之處。格勞修斯敢於影射，宗教為達成明智目標，可採用欺騙手段。


[298]
 　[譯注]以利亞是公元前9世紀的以色列先知，後來被神接引升天(參閱《舊約全書·列王記(上、下)》)。


[299]
 　參閱伯內特(1635—1715A.D.，英國沙特修道院院長)的《神聖定理》。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巴拿巴(使徒保羅外出傳道的同伴)的書信，他是半個猶太人，這些書信寫於1世紀。


[300]
 　最早的安條克教會經過計算，發現從神創造世界到基督降世一共是6000年，阿非利加努斯、拉克坦提烏斯和希臘教會減少到5500年，歐西比烏斯認為應該是5200年。計算的依據是頭6個世紀通用的《七十子希臘文本聖經》，《拉丁文聖經》和《希伯來文原本聖經》到近代才建立權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樣，認為這段時期是4000年，在對異教的古物進行研究以後，才發現為什麼會局限在這樣一段狹窄的範圍之內。


[301]
 　由於對《以賽亞書》、《但以理書》和《啟示錄》產生錯解，所以大部分是借用其中敘述過的情景和場面，尤其以伊裡奈烏斯的想像力最豐富，他的老師帕皮亞斯曾見過使徒聖約翰。


[302]
 　[譯注]查士丁是撒馬裡亞人，生於公元100年，是早期基督教教父，結合基督教義和希臘哲學，奠定歷史神學基礎，在羅馬辦學宣揚教義，上「護教書」給皇帝及當時的哲學家，為基督教辯護，公元160年被羅馬當局逮捕處死，封為聖徒。伊裡奈烏斯生於公元120年，里昂主教，為教會的統一著書，打擊異端思想，死於公元200年，被封為聖徒。


[303]
 　查士丁證實自己和正統同教弟兄的信仰，在有關千禧年教義方面，用明晰而莊嚴的禮儀表達出來。如果《聖經》對這個重要的章節在開始時產生矛盾，我們要歸咎於作者或譯者。


[304]
 　在拉奧狄凱亞的宗教會議中(大約在公元360年舉行)，由於亞細亞各教會提出意見，不動聲色將《啟示錄》從神聖的經文中刪除。我們從蘇比西烏斯·塞維魯感到不滿可以得知此事，會議的決定也受到當時大多數基督徒的批准。不知道後來發生什麼狀況，《啟示錄》竟為希臘、羅馬和新教的教會接受。以下的幾點原因都曾被提出過：(1)在公元6世紀時，有一位騙徒僭用雅典最高法院戴奧尼西烏斯的名義翻案，基於他所具有的權威，希臘人只有接受；(2)在特倫特舉行的宗教會議中，要審查所有的經文不容有任何錯誤，以便納入拉丁文《聖經》之中，可能是當時的語法學家比神學家更有份量，《啟示錄》在審議時，有幸一併被包括在內；(3)《啟示錄》的內容有很多神秘的預言，可以拿來反對羅馬教廷，有利於新教的發展，所以把《啟示錄》看成有力的盟友，難免要對它表示極大的尊敬。


[305]
 　[譯注]愛特納火山位於西西里西北部靠近海岸地區；維蘇威火山位於意大利南部的拿坡裡灣，曾在公元79年和1906年爆發；利帕裡火山在西西里北部一座島嶼上。


[306]
 　讀者對這個題材要是有興趣，可以參閱伯內特的《神聖定理》第三部分，把哲理、經典和傳統全部混合起來，納入一個龐大的體系之中，他的敘述所表現的想像力不下於彌爾頓。


[307]
 　[譯注]基督教對異教徒的不寬容思想淵源於猶太教，到了中世紀更為發揚光大。讀者可以參閱但丁的《神曲》，把人類文明最偉大的人物，像是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放在地獄的第一層，其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308]
 　查士丁和亞歷山大裡亞的克萊門斯都承認，有些哲學家雖然受到基督正道的教誨，對於人性和神意的雙重性質還是混淆不清。


[309]
 　[譯注]密諾斯是天神宙斯和腓尼基公主歐羅巴之子，克里特島的國王，死後成為陰間三位判官之一。


[310]
 　西普裡安在具有宗教狂熱的阿非利加人身上已建立起信仰的權威，成為西方教會的明師和嚮導。為了確保這種地位，他每天在研究德爾圖良的著作以後，很習以為常地說道：「請賜給我主的正道。」


[311]
 　雖然米德爾頓(1683—1750A.D.，英國神學辯護家)博士對這個問題托辭規避，但是不可能從想像和啟示之中找出發展的痕跡，只有借重羅馬教皇的神職人員，從他們身上去找答案。


[312]
 　米德爾頓博士在1747年分發他寫的序論，1749年印行個人的研究報告，在1750年過世以前，針對為數眾多反對他的人，準備一篇辯詞。


[313]
 　牛津大學為在神學上持反對意見的人頒發學位，從摩斯海姆表示憤怒可以看出路德派神學家的心態。


[314]
 　克萊爾沃的聖伯納德記錄友人聖馬拉奇的很多神跡，但是從來沒有提及本人的狀況，而和他有關的神跡又由他的朋友和門徒加以敘述。這樣看來多少有點讓人感到奇怪，在汪洋浩瀚的教會史中，能夠找到一位聖徒很肯定地說出自己具有實行神跡的能力嗎？


[315]
 　[譯注]比德(673—735A.D.)是英國的天主教神父和教會史學家，死後封為聖徒；伯納德(1091—1153A.D.)是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死後封為聖徒。


[316]
 　新教徒把這段時期定為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時代。比較理性的神職人員不承認公元4世紀出現過神跡，就是那些輕易相信的人，對公元5世紀的神跡也不願加以承認。


[317]
 　[譯注]拉斐爾(1483—1520A.D.)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畫家和建築家，以宗教和神話為題材，創作大型壁畫和油畫；科勒喬(1494—1534A.D.)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以宗教畫為主，重要作品如《耶穌誕生》《聖母升天》等。


[318]
 　哲學家佩裡格林努斯(對於他的平生和過世的狀況，琉善給我們留下一份很有趣的記載)長久以來，一直要我們相信亞細亞的基督徒是多麼天真單純。


[319]
 　有些諾斯替異端分子極為固執，完全否認婚姻的功能。


[320]
 　雖然這些處女可以獲得榮譽和報酬，但是要想保持足夠數量很不容易，就是死刑帶來的恐懼也無法保證她們不違犯戒律。


[321]
 　在奧利金的名聲引起嫉妒和迫害以前，禁慾的做法不但沒有遭到責難，反倒是頗受推崇。奧利金一直將聖書的經文看成帶有寓言意味的比喻，唯獨對這件事反而採納文字的本意，真是個人的不幸。


[322]
 　過了很久以後，大家認為豐特夫羅拉特派的創始人有類似的不當行為。貝勒為了讓自己和讀者對這個難以啟口的題材產生興趣，不免要浪費筆墨。


[323]
 　苦行僧(早在公元2世紀就有此稱呼)公開宣示要禁慾修行，戒絕一切肉食和酒類。


[324]
 　自從索齊尼派、現代再洗禮派和貴格派進行宗教改革以後，又恢復從前同樣性質的堅忍原則。巴克利是貴格派的辯護人，用原始基督徒的權威性來保護同教弟兄。


[325]
 　德爾圖良建議採用背棄教規的權宜辦法，要是這種主意傳開來，對基督教派獲得皇帝的好感會有影響。


[326]
 　「從奧利金留下殘缺不全的作品，可以判斷他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這段話是他的對手塞爾蘇斯所說。從而可以得知，奧利金的反對力量不僅強大而且抱著公正的態度，所以教會才會對他採取激烈的手段。


[327]
 　英國和法國的貴族黨派，強烈贊成主教的起源是來自神意，但是卡爾文派的長老無法容忍一位上司，羅馬教皇也不願有人居於平等的地位。


[328]
 　對基督教聖秩制度發展的有關歷史問題，一般我都遵從莫斯海姆博學坦誠的觀點。


[329]
 　傑羅姆敘述亞歷山大裡亞主教和長老在古代的狀況，歐提奇烏斯大主教認為很正確，我也接受這觀點，而博學的皮爾遜(1613—1686A.D.，切斯特主教)在《論伊格納提烏斯申辯書》一文中極力反對，只有不加理會。


[330]
 　主教在早期稱為「天使」，設置在亞細亞7個城市(參閱《啟示錄》)，但克萊門斯的書信(寫於古老年代)卻無法讓我們在科林斯或羅馬發現任何主教制度的痕跡。


[331]
 　「無教會就沒有主教」，事實上從德爾圖良和伊裡奈烏斯時代以來，就是基本的規定。


[332]
 　我們發現主教治理制能夠克服公元1世紀所遭遇的困難，在受到卡爾文和馬丁·路德的強力破壞之前，已經普遍建立起來。


[333]
 　[譯注]希臘城邦會議是指相鄰的城邦和宗族，為保障利益和宗教所成立的組織，其中以德爾斐城邦會議最著名，由12個希臘城鎮組成，保護位於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舉辦有關的祭典和比賽。亞該亞聯盟由伯羅奔尼撒半島各城鎮組成，第一次成立於公元前300年，不久後解散；第二次成立於公元前280年，一直延續到公元前146年，聯盟組成的目的是對抗馬其頓，後來變成反對羅馬。


[334]
 　這次會議有來自毛裡塔尼亞、努米底亞和阿非利加的87位主教參加，有一些長老和執事在旁協助，當然還有平民混雜其中。


[335]
 　羅法圖斯、費利奇西穆斯等幾位迦太基的主教，被驅離教會和阿非利加行省。要是這幾位算不上最可惡的壞蛋，那麼西普裡安除了宗教的狂熱，擺出嚴峻的態度也是意料中事。


[336]
 　德爾圖良撰文反對異端，強調只要頒布的規定出於使徒的教會就具有正當性。


[337]
 　聖彼得到羅馬傳道，很多古代人士都曾提及，得到普遍贊同，就連宗教異議分子也承認此事。但是受到施潘海姆(1629—1710A.D.，德國古文學者和飽學之士)強有力的攻擊，因為13世紀有一位阿杜安神父，他把聖彼得比喻為特洛伊的英雄，寫出《埃涅伊德》這部書。


[338]
 　用聖彼得的名字作為最重要的比喻和暗示，只存在於法語之中，而且非常明確；在希臘語、拉丁語和意大利語中，表示的意義並不完整，在條頓語系中根本無法理解。


[339]
 　柏拉圖所創造的社會體，經過托馬斯·莫爾(1477—1535A.D.，英國人文主義者，任內閣大臣，反對亨利八世離婚和宗教政策，被處死，封為聖徒)據以建構成烏托邦，就變得更為完美。此社會體的婦女就像俗世財物一樣，是體系內不可單獨分離的部分。


[340]
 　[譯注]艾塞尼教派是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巴勒斯坦的猶太教徒和修士所成立的宗教組織，教規非常嚴格，厲行共產制度和禁慾修行。


[341]
 　教會的什一稅製成為一項神聖規定，所持理由是如同靈魂主宰肉體一樣，教士的權柄大於帝王，要徵稅的項目包括穀物、酒類、食油和羊毛。


[342]
 　在公元1000年時流行這種說法，也產生同樣效果。大多數捐獻財產的人都出於同樣動機，那就是「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343]
 　羅馬教會經過多代的經營，變得極為富有。弗拉·佩洛不無誇大地提到，康茂德和以後的皇帝之所以要迫害基督徒，是基於貪財的動機，再加上禁衛軍的統領也想分一杯羹。


[344]
 　這原是一塊公地，現在是基督教社團和屠戶之間發生產權爭執之處。


[345]
 　尤里安很羞愧地指出，基督教的慈善事業不完全照顧自己人，連痛恨他們的窮人也一併救濟。


[346]
 　孟他努派和諾瓦替安派對於悔罪抱著最嚴格和固執的態度，最後發現自己被判為異端分子遭逐出教會。


[347]
 　好古成癖的人士對公開悔罪的做法已經消失，一定會感到很遺憾。


[348]
 　[譯注]安錫拉就是現在的土耳其首都，只是拼音從Ancyra變為Ankara而已；伊利貝里斯是加拉太行省的一個城鎮，位於西班牙的中部地區。


[349]
 　可參閱迪潘(1657—1719A.D.，法國神學家)的《教會叢書》，在經歷戴克裡先的宗教迫害後，曾召開一次會議，簡短而合乎理性地說明各種教規。在西班牙所感受的迫害不如加拉太那樣嚴厲，一般認為設訂法規的要求與現狀相反，也就是說愈是沒有發生迫害的地區，要求教規的標準愈高。


[350]
 　阿普列阿斯的《變形記》第八卷用幽默的筆調，描寫供奉敘利亞女神的祭司，他們的生活習性以及種種虛偽欺詐和奢侈萎靡的敗德惡行。


[351]
 　從阿里斯提德斯的著作以及發掘的銘文中，可以知道統治亞細亞的官員狀況，他們通常經由每年一度的選舉產生。只有最虛榮的市民才爭取這種頭銜，也只有最有錢的富豪才負擔得起所有的花費。


[352]
 　[譯注]琉善(120—180A.D.)是生於敘利亞的希臘作家和無神論者，對哲學抱持懷疑的態度，用對話體的作品諷刺和譴責偽善與迷信的行為，主要著作有《神的對話》《陰間的對話》等。


[353]
 　教會神職人員一致認為聖馬太寫過一部希伯來文的福音書，只有希臘文的譯本留存下來。現在學者不大相信此事，不過要拒絕承認神父的證言，好像會有危險。


[354]
 　指的是尼祿和圖密善當政時代，在亞歷山大裡亞、安條克、羅馬和以弗所幾個大城市。


[355]
 　《啟示錄》的真實性產生爭議，因為提阿提拉教會在那時還沒有建立。埃皮法尼烏斯承認有這件事，他的解釋是聖約翰是用預言的精神寫出這段文字。


[356]
 　伊格納提烏斯和狄奧尼西烏斯的書信中，提到亞細亞和希臘有很多教會，看起來雅典教會還不算很興旺。


[357]
 　基督教在本都地區的傳播狀況非常不理想。到公元3世紀中葉，新愷撒裡亞幅員遼闊的主教轄區，只有17名信徒。


[358]
 　依據古代的記錄，耶穌基督遇難是在兩位傑米尼出任執政官那年。要是照這樣算就是29年，普林尼到比提尼亞出任總督是110年。


[359]
 　約翰·馬拉拉對有關安條克的人口數，經過計算獲得同樣的結論。


[360]
 　巴納熱(1656—1710A.D.，荷蘭律師)對斐洛描述特拉普提教派的那篇詳盡論文，非常精確地做了一番查證，證明早在奧古斯都時代就已經組成。所以巴納熱不理會歐西比烏斯和一群現代天主教徒的觀點，認為特拉普提教派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僧侶，當然有可能他們已經改變名稱，保存原有的習俗，採用信仰有關新制定的規定，逐漸變成埃及苦行派的神父。


[361]
 　大主教歐提奇烏斯支持這件事，內部的證據對於所有的異議，包括皮爾遜主教《論伊格納提烏斯申辯書》列舉的反對理由，都可以有效提出答辯。


[362]
 　元老院沒有發現比酒神信徒更令人恐懼和痛恨的事，李維敘述過他們種種邪惡墮落的行為，有的可能過於誇大。


[363]
 　教會長老人數以及貧民和總人口的比率，最早是伯內特算出來，後來經過莫伊爾的檢驗。他們兩人並不知道克利索斯托的資料，但推斷出來的結果與事實很接近。


[364]
 　阿非利加由於受到多納圖斯派的影響，是最後接受《四福音》教義的行省，這個事實就連奧古斯丁也只有心照不宣地承認。


[365]
 　錫利坦成為第一個殉教者純粹是出於想像，他是阿普列阿斯的對頭，好像是個基督徒。


[366]
 　我們大可相信在公元4世紀初期，像利摩日、特裡夫和科隆，都是面積廣大的主教轄區，後來由一位主教管轄，還是在近期改組的事。


[367]
 　根據莫斯海姆的考證，德爾圖良寫《護教申辯書》的時間是公元198年。


[368]
 　在15世紀，有些人不知是基於愛好還是勇氣過人，竟會問是否阿里馬西尼的約瑟夫建立了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是否高等法院的戴奧尼休司寧願到巴黎去居住而不要留在雅典。


[369]
 　公元9世紀產生驚人的蛻變，可以參閱馬裡亞納的著作，他在很多方面都模仿李維。還可以參閱格迪斯經過多年的資料搜集，寫出的最真實的聖詹姆士傳奇。


[370]
 　參閱公元4世紀莫斯海姆的《教會史》，當時的局勢很混亂，也提到伊比利亞和亞美尼亞改信基督教的狀況，來源可能是克裡尼的摩西所遺留的作品。


[371]
 　根據德爾圖良的說法，基督教信仰傳到不列顛，竟能深入羅馬軍團所無法抵達之區。大約在一個世紀後，說芬戈爾的兒子奧西安在非常古老的年代，曾與一位外國傳教士發生爭論，而且爭執的內容使用凱爾特人的蓋耳語，仍舊保存在古詩裡。


[372]
 　哥特人在伽利埃努斯當政時蹂躪亞細亞地區，擄走大量俘虜，裡面就有基督徒，有的就成為傳教士。


[373]
 　《阿布加魯斯傳奇》雖然是神話故事，但是提供了很有力的證據。在歐西比烏斯寫亞細亞的歷史以前很多年，埃德薩大部分居民都信奉基督教，他們的對手卡雷的公民採取相反做法，仍舊是異教徒，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公元6世紀。


[374]
 　據巴爾德桑尼斯(154—222A.D.，敘利亞諾斯替派教徒和神學家)的說法，波斯在公元2世紀末葉前還有若干基督徒，君士坦丁時代還成立一個生氣蓬勃的教會。


[375]
 　這只是希望，除了異端，沒有人會給塞爾蘇斯發洩怨氣的機會，基督徒會不斷修改和訂正《四福音書》。


[376]
 　拉德納博士在《猶太教和基督教證詞》的第一冊和第二冊中，搜集小普林尼、塔西佗、伽倫、馬可·安東尼以及埃皮克泰圖斯(要說哲學家就會談到基督教，倒是很值得懷疑的事)著作裡有關這兩大宗教的資料，至於塞尼卡、老普林尼和普魯塔克根本沒有提到新教派。


[377]
 　神廟裡，女預言家用來推算凶吉的古老神諭，都受到哲學家的嘲笑，要是猶太人和基督徒敢偽造神跡，哲學家一定不會放過，很容易被他們查明白。因此，從殉教者查士丁到拉克坦提烏斯的神職人員，都得意揚揚地引用這種說法，證明基督和使徒的神跡經得起考驗。但是當西比萊神諭的詩句用來執行指定的任務時，像是千禧年的體系，大家在旁邊不置一辭；基督教的預言很不幸把羅馬城的毀滅定在195年，也就是羅馬建城後948年。


[378]
 　根據迪翁·卡修斯的記載，猶太人在昔蘭尼屠殺22萬希臘人，在塞浦路斯殺了24萬人，在埃及殺得更多。有很多不幸的受害人按照大衛王獻祭犧牲的先例，被活活鋸成兩半。戰勝的猶太人吃人肉、喝人血，將肚子剖開來，把內臟像帶子一樣繞在屍體上。


[379]
 　無須重複約瑟法斯的說法。我們從迪翁的作品中知道，哈德良為了掃平叛亂，有58萬猶太人被殺，死於饑饉、疫病和火災的無辜人民更是不計其數。


[380]
 　巴納熱的《猶太人史》提到吉拉德派的起源、彌賽亞的性質以及巴柯齊巴的叛亂行動。


[381]
 　莫德斯提烏姆是羅馬的律師，提供了很多有關安東尼詔書的資料。


[382]
 　巴納熱的《猶太人史》提到小狄奧多西皇帝廢除教長的職位。


[383]
 　[譯注]猶太人的普珥節是為了紀念在巴比倫時期逃脫哈曼的殺害。一直到狄奧多西在位，每次慶祝都會引起各種騷動。


[384]
 　要是按約瑟法斯的謬誤記載，說以掃的孫子提西夫，指揮迦太基國王埃涅阿斯的軍隊進入意大利，為了逃避大衛王的追殺，在羅慕路斯的領域尋找庇護，建立另一個以士賣人殖民地。為此，猶太人就用「埃多姆」這個名字來稱呼羅馬帝國。


[385]
 　塞爾蘇斯所發表的議論受到奧利金的駁斥，但我們很清楚發現猶太民族和基督教派之間的區別。從米紐修斯·弗利克斯的《對話錄》可以知道一般民眾的情緒，對於背棄原有宗教崇拜很不以為然。


[386]
 　米紐修斯·弗利克斯的《對話錄》提到異教徒的對話者，對於猶太人一度有廟宇、祭壇和祭品，還是感到很崇敬。


[387]
 　柏拉圖提到要想獲得真神的知識非常困難，發表這種知識更是危險。


[388]
 　按照殉教者查士丁的說法，魔鬼獲得預言的能力，運用各種方法來阻止民眾和哲學家皈依基督。


[389]
 　奧利金的作品中，提到塞爾蘇斯對於救世主的出身和行事非常不敬，說是利巴尼烏斯(314—393A.D.，羅馬詭辯家和修辭學家)稱讚波菲利(243—305A.D.，希臘新柏拉圖學派哲學家)和尤里安，斥責這個教派在做蠢事，也把他們的神和神的兒子稱為巴勒斯坦的死人。


[390]
 　圖拉真皇帝拒絕在尼科米底亞成立合計150人的救火隊，他對所有民間團體都深具戒心。


[391]
 　普林尼總督發佈告示禁止非法集會，行事審慎的基督徒暫停「阿嘉庇」，即愛之宴活動，但是正常的禮拜不會中止。


[392]
 　由於反基督和即將發生的大火等預言激怒異教徒，因此提到這些預言時都小心翼翼，有所保留。孟他努派受到責怪，因為他們大膽揭發這個危險的秘密。


[393]
 　[譯注]希臘每年在伊琉西斯舉行秘密儀式，用來祭祀穀物女神得墨忒爾。


[394]
 　運用殉教者查士丁的《護教申辯書》、德爾圖良的《護教申辯書》和米紐修斯·弗利克斯的《對話錄》等有關資料。後者非常詳盡地敘述當局的指控內容和方式，德爾圖良的答辯不僅極為大膽而且特別有說服力。


[395]
 　在里昂的宗教迫害期間，有一些異教的奴隸因為害怕酷刑，被迫指控信基督教的主人。里昂教會寫信通知在亞細亞的弟兄們，對於受到非常可怕的控訴，感到氣憤而且認為是可恥的行為。


[396]
 　當時有很多作者持這樣的論調。要是想把他們無中生有的想像，埃皮法尼烏斯所接受的事實，以及蒂爾蒙特引用的數據，全部摘錄出來，不僅冗長也實在讓人厭惡。


[397]
 　等到德爾圖良成為孟他努派教徒以後，對於教會的誹謗言論，主要著重於指責道德的敗壞。伊利貝里斯會議的第三十五條教規，是為了防止發生醜聞，在不信主的人眼裡，教會的守夜祈禱很容易受到惡意的渲染，使基督徒的名譽受損。


[398]
 　德爾圖良詳述普林尼光明正大的證詞，不僅列舉理由，還加上教會的宣言。


[399]
 　[譯注]查理五世(1337—1381A.D.)是法蘭西國王，在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A.D.)初起時即位，加強軍事、政治和經濟實力，使法國能反敗為勝；法王路易十四(1638—1715A.D.)，又稱太陽王，建立絕對君權，推動重商主義，為稱霸歐洲連年進行戰爭，重視文學藝術，是法國文藝的黃金時代。


[400]
 　奧古斯都在位時期的歷史著述中(有部分是君士坦丁時代所撰寫)，提到基督教的文字不到六行。勤勉的希菲林在迪翁·卡修斯的歷史巨著中找不到基督徒的名字。


[401]
 　蘇埃托尼烏斯的作品在論及猶太人和基督徒時都很含混，證明羅馬人不僅對他們很陌生，而且也弄不清兩者有什麼差別。


[402]
 　[譯注]參閱《使徒行傳》第十七章和第二十五章，有關亞該亞總督加利奧和猶地亞總督菲斯特斯的行為。


[403]
 　在德爾圖良和亞歷山大裡亞的克萊門斯那個時代，殉教者的榮譽僅限於聖彼得、聖保羅和聖詹姆士。等到後來，當時的希臘人才逐漸加在其他使徒的頭上，很審慎地挑選他們傳教和殉難的地點，有些遙遠的國度已超越羅馬帝國的疆域。


[404]
 　[譯注]公元64年7月18日羅馬大火，共燒了9天，將巴拉丁山和卡皮托山之間的精華區域全部燒成焦土，其餘位於北邊的各區也燒成半毀狀態。只有4個區因為位於城市邊緣或在台伯河西岸，得以倖免於難。


[405]
 　[譯注]尼祿繼位為帝，全仗母親亞格裡皮娜之力，後因宮廷之權力鬥爭，在公元59年派禁衛軍弒母於離宮；尼祿在公元62年與屋大維婭離婚娶波培婭為後，後來害怕發生無法控制的狀況，派人將屋大維婭殺死。


[406]
 　我們可以得知，塔西佗以難以置信和猶豫的態度提到大火的謠言，蘇埃托尼烏斯毫不考慮地加以引用和轉述，迪翁用嚴正的立場證實謠言的起因和來源。


[407]
 　猶太人過了一個世紀才推定基督的誕生日期，所以會造成年代的錯誤，我們從約瑟法斯的記載得知代行法務官頭銜的彼拉多，任職於提比略當政最後10年，也就是公元27年到公元37年，根據早年的傳統，把基督去世的日期定於公元29年3月25日，也就是兩位傑米尼出任執政官的那一年。這個日期為帕吉(Pagi,Antoine,1624—1695A.D.，希臘編年史家)、樞機主教諾裡斯和勒·克拉克所採用，這樣得出的公元比實際時間晚了4年。


[408]
 　拉丁文原文是Odio humani generis convicti，含意可以說是「人類痛恨基督徒」，或是「基督徒痛恨人類」，我採用後一種意思，比較合乎塔西佗的風格，並沒有考慮福音的內涵。我查證過利普修斯權威的著作，塔西佗的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的譯本，以及勒·克拉克、拉德納和格洛斯特主教的有關資料，才做出這種解釋。


[409]
 　[譯注]耶穌的12個門徒之中，彼得、安得烈、雅各和約翰都是加利利海的漁民，這裡提到卑微的漁夫是指聖彼得。


[410]
 　莫斯海姆用malefica(意為「邪惡的」)比較符合塔西佗原文exitiabilis(意為「致命的，死亡的」)的含意，但絕不像有些學者譯為magical(意為「神奇的」)。


[411]
 　約瑟法斯所寫的作品，時間大約在奧利金到歐西比烏斯之間，裡面提到耶穌基督的平生，可以斷定確有其人其事絕非虛構，曾經敘述先知伴同耶穌，還有他的德行、神跡以及死後復活，可以說是言之鑿鑿，同時約瑟法斯承認耶穌是彌賽亞。


[412]
 　[譯注]塔西佗生於公元55年，尼祿於公元54年10月13日即位，所以塔西佗應該是生於尼祿當政的次年。


[413]
 　[譯注]本書提到塔西佗著《羅馬編年史》30卷，其實應該是《歷史》12卷和《編年史》18卷，合起來算是30卷。事實上，現存的部分是《歷史》的第一卷到第四卷和殘本第五卷；《編年史》是第一卷到第四卷，第十一捲到第十五卷，以及殘本第五卷、第六卷和第十六卷。


[414]
 　這位演員名叫阿利圖魯斯。約瑟法斯在兩年前也是經由這個渠道，將一些關在羅馬監獄的猶太祭司解救出來。


[415]
 　博學的拉德納(1684—1768A.D.，英國新教徒神學家)證明加利利人這個名稱非常古老，可能在早期用來稱呼基督徒。


[416]
 　猶大的兒子在克勞狄當政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孫子以利亞撒在耶路撒冷失守後，帶領960名抱必死決心的追隨者，固守一個堅強的碉堡。當攻城錘將大門打開裂縫時，他們拿刀先將妻子兒女殺死，然後自殺，無一人生還。


[417]
 　朱庇特神殿在維特裡烏斯和韋斯巴薌的內戰中被焚燬，時間是公元69年12月19日；耶路撒冷聖殿在公元70年8月10日，毀於猶太人自己的手裡，好像跟羅馬人無關。


[418]
 　圖密善修建新的朱庇特神殿呈獻給羅馬的神明，單是鍍金的費用就花了1.2萬泰倫(超過250萬英鎊)。馬修提出意見要移用整修耶路撒冷聖殿的經費，他說要不是這樣，皇帝一旦要神殿歸還所欠的款項，朱庇特就是將奧林帕斯山賣掉，也還不了十分之一的價錢。


[419]
 　蘇埃托尼烏斯曾經親眼看到一位90歲的老翁，在行省總督的法庭內，當眾接受檢查是否行過割禮。


[420]
 　這樣明顯的稱呼，可以知道耶穌的兄弟就是約瑟和瑪麗亞的婚生子。為了尊敬聖母的貞潔無瑕，諾斯替教派認為他是約瑟的第二位妻子所生，正統的希臘教徒也採用這種說法。拉丁人還要加以改進，強調約瑟一直過著獨身生活，提出很多證據，把稱為耶穌基督兄弟的猶大、西蒙及詹姆士說成是他的堂兄弟。


[421]
 1　迪翁說是放逐到潘達塔裡亞島，布魯提烏斯·普雷森斯認為是潘提亞島。這兩座島嶼相距不遠，所以產生不同的說法，可能是抄寫員的筆誤，也可能是歐西比烏斯弄錯以為有兩位多米蒂娜，一位是克萊門斯的妻子，另一位是他的外甥女。


[422]
 　布魯提烏斯·普雷森斯可能搜集很多有關這方面的記錄。要是他與普林尼通信，那就可以確定是同時代的作者。


[423]
 　他第一次出庭辯護是在公元81年，那之前一年多，歷史上有名的維蘇威火山爆發，他的叔父老普林尼因而死於非命。


[424]
 　歐西比烏斯提到他保有哈德良的詔書，同時另外一份名氣更響，是安東尼署名的敕令，但是真實性如何有商榷的餘地。查士丁的兩份《護教申辯書》對控訴基督徒的問題提出很詳盡的說明和解釋。


[425]
 　波利卡普(？—66A.D.，士麥那主教，反對馬西昂派，堅持基督教信仰，被總督逮捕焚死)殉難的情況，顯示出群眾騷動的鮮明景象，通常都是猶太人惡意的煽動所引起。


[426]
 　上面提到哈德良和皮烏斯的詔書，就包含這些規定。


[427]
 　傑羅姆在《隱士保羅的傳奇》中，說出一個很離奇的故事。有一個年輕人，全身赤裸被綁在鋪滿鮮花的床上，這時一位美麗而淫蕩的姬妾要與他燕好，他為了壓制衝動的性慾，竟然咬掉自己的舌頭。


[428]
 　卡帕多細亞總督克勞狄烏斯·赫米尼阿努斯的妻子改信基督教，他因而怒火沖天，對待基督徒殘暴無比。


[429]
 　德爾圖良在致阿非利加總督的信函中，特別提到若干對待基督徒仁慈寬厚的案例，說他瞭解事件發生的詳情。


[430]
 　有9位主教以及相當數量的教士和信徒被判在努米底亞礦區服苦役。西普裡安寫了一封很虔誠的信給他們，感謝上天的恩典能夠讓他安心。


[431]
 　在里昂殉教事件中，有個名叫布蘭地納的奴隸受到極為殘忍的酷刑。在5名殉教者當中，兩名的身份是奴隸，還有兩名是貧苦民眾。


[432]
 　如果我們瞭解到，羅馬的平民並非都是基督徒，而且基督徒並非都是聖徒和烈士，那就不能認為從公共墓地挖出來的屍骸和骨灰甕，都可以獲得宗教的尊榮。經過10個世紀公開任意地賜予殉教者的頭銜，以致更多的天主教徒感到疑竇叢生。現在要證明是神聖的殉難者遺骨，必須要有BM兩個字母的標誌，旁邊有一個裝滿紅色液體的小瓶，假定那就是血液，再就是棕櫚樹的圖形。前面兩種特徵無關緊要，主要證明在於最後一種，但是學者的看法認為還有三點可議之處：(1)這種稱為棕櫚樹的圖形，可能是柏枝，也可能是經過裝飾的逗點，特別是用在碑文上；(2)棕櫚是異教徒表示勝利的符號；(3)基督徒使用這個記號，不僅表示殉難，還代表死後復活的歡樂。


[433]
 　類似這種傳說的典型例證，像是有1萬名身為基督徒的士兵，不知是被圖拉真還是哈德良判處磔刑，同一天在阿拉拉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只能聽聽也就算了。據說是有個MIL的縮寫字，它的含意可以當作「士兵」解，也可以解釋為「1000」，那麼「10個士兵」就被當成「1萬名」，因而引起非常特殊的誤會。


[434]
 　亞歷山大裡亞的狄奧尼西烏斯和新愷撒裡亞的格列高利·托馬多古斯，都發生過這種狀況。


[435]
 　潘提烏斯執事是西普裡安被放逐時的同伴，也是西普裡安被處死時在旁料理後事的朋友。從他那裡得知西普裡安的生平事跡，同樣也獲得西普裡安殉教時的總督府記錄。這兩種數據的內容相當吻合，所以這件事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沒有摻雜任何神奇怪異之說。


[436]
 　羅馬帝國當時可能有一種通告式命令，在同一時間送達給所有的總督。狄奧尼西烏斯提到他在亞歷山大裡亞被放逐的往事，好像是涉及同一個案件，但是他能夠逃過迫害沒有喪生，要是與西普裡安相比，幸與不幸就很難說了。


[437]
 　西普裡安為了堅定改信基督教的決心，就將花園賣掉好造福貧民，但是蒙神的恩典，後來花園又物歸原主。


[438]
 　當西普裡安在12個月前被放逐時，夢到他在次日被處死，經過解說，這件事情的發生必然是指整整一年之後。


[439]
 　潘提烏斯提到他與西普裡安共享晚餐，度過夜晚的時光，這位主教最後行使職權的做法非常適切，令人欽佩。當時有一些年輕的女孩在街頭探聽動靜，他要求她們離開夜間的人群，免得遭到危險和誘惑。


[440]
 　無論我們對托馬斯·貝克特的性格和原則抱持何種看法，但是我們認為他堅持宗教信仰遭到處死，不愧是早期的殉教者。


[441]
 　學識淵博的多德韋爾(1641—1711A.D.，英國學者和神學家)和天資敏慧的米德爾頓，對殉教者的名聲、榮譽和動機方面，並沒有留下任何相關作品。


[442]
 　後來根據慣例，對自動悔改認罪的人也都賜予榮譽的稱號，這種做法使得冒充殉教者的人數倍增。


[443]
 　皮爾遜主教舉出很多例證和著作，來為他的意圖加以辯護，其中以伊格納提烏斯(？—110A.D.，安條克主教、神學家)被捕之後赴羅馬殉教途中寫下的書信，其傷感的情緒最為貼切，是瞭解早期基督教信仰和教會制度的重要文獻。


[444]
 　波利耶克特斯的故事是宗教狂熱的最佳例證，可信度雖不高但馳名遠近，高乃依(1606—1684A.D.，法國戲劇家)據此編出一部感人的悲劇。伊利貝里斯宗教會議曾通過第六十條教規，對於揭發自己是教徒而被處死的人，拒絕賜予殉教者的頭銜，用來公開消除拿殉教當成模仿對象的風氣。


[445]
 　在查士丁第二份《護教申辯書》中，對於合法的延緩做了詳盡的說明，這是非常奇特的例子。德西烏斯的宗教迫害期間，對於被控基督徒給予同樣的恩惠。


[446]
 　[譯注]公元2世紀有個弗裡吉亞人名叫孟他努斯所創立的教派。他極具宗教狂熱，認為聖靈與自己同在。


[447]
 　德爾圖良認為逃避迫害，就是有意抗拒神的旨意，雖然不是犯罪的叛教的行為，但仍舊是信心不足的表示。他曾寫過有關此一題材的文章，充滿粗野的宗教狂熱和嘈雜的迷信囈語，但是特別要說明，德爾圖良自己並沒有親身體會殉教者的痛苦。


[448]
 　西普裡安在撰寫《論失足》這篇文章和許多書信時，就如何對待悔罪的背教者展開了討論。基督徒在17世紀沒有遭遇此等問題，是早期的基督徒信仰更堅定而勇氣更堅強，還是我們對教會的歷史瞭解不夠？


[449]
 　[譯注]耶和華降給埃及人的十大災難分別是血水之災、蛙災、虱災、蠅災、瘟疫、冰雹、蝗災、生瘡、黑暗和擊滅頭生子，參閱《舊約全書·出埃及記》。《新約全書·啟示錄》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以及第十七章分別提到7頭十角獸，但是表達的方式不一樣。


[450]
 　蘇比西烏斯·塞維魯(363—420A.D.，早期基督教修道士)是第一個提出這種說法的學者，但是他把第十次也是最嚴重的宗教迫害，留給即將來臨的反基督異端。


[451]
 　禮物要在農神節的宴會中準備妥當。德爾圖良非常重視這件事，他認為花錢消災會導致信心的喪失，是罪大惡極的背德行為。


[452]
 　蒂爾蒙特和莫伊爾討論過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建構年代問題，前者認為最早的教堂建構在亞歷山大·塞維魯時代，後者認為建在伽利埃努斯當政、教會平靜無事的時期。


[453]
 　基督教對於聖職候選人，進行公開提名推薦，這種方式被亞歷山大採用，說實在的，能夠這樣做還得歸功猶太人。


[454]
 　歐西比烏斯和希羅尼穆斯(就是聖傑羅姆)都提到，基督徒和異教徒都稱馬梅婭是聖潔而虔誠的婦人。要是按照這樣的說法，前者不可能認為她值得有如此高貴的名號。


[455]
 　莫斯海姆對亞歷山大個人的宗教信仰過於美化，認為他要不是聯想到哈德良的狀況(哈德良為他的嬖倖建廟是一生白璧之瑕)，甚至會公開為基督修建一座廟宇。當然這都是毫無根據的話，只能算是基督徒捏造的傳聞，然而君士坦丁時代的歷史學家竟然全部相信。


[456]
 　那些認為基督教的成功激怒了異教徒，導致他們採取更為偏激的行為，所以增加彼此的衝突，完全是想當然耳之事，並沒有任何根據。迪翁·卡修斯在公元229年退休返鄉，所以他的著作完成在上一個朝代，也只有在那個時候可以建議君王實施宗教迫害。他認為宗教的統一才能創造美好的時代，才會受到奧古斯都在天之靈的保佑。


[457]
 　前面提到有位君主被認為是基督徒，亞歷山大裡亞的狄奧尼西烏斯主教在信函裡也談起此事，明確地指出就是菲利普及其家人。這樣一來就成為當代的證據，已不能說是傳聞。但是埃及主教與羅馬宮廷的關係很密切，據他表示，對這件事情的真實性並沒有把握。奧利金的書信或許可以決定這個有趣但不見得重要的問題。


[458]
 　羅馬教區從公元250年1月20日法比阿努斯殉教，主教的職位一直空著，一直到公元251年6月4日選高乃裡烏斯出任主教。德西烏斯這時可能已離開羅馬，就在這一年的年底戰敗，被蠻族殺害。


[459]
 　保羅喜歡人家稱他「杜西納裡烏斯」，而不是主教。「杜西納裡烏斯」的原意是「20萬塞司退斯」，這是皇家財務官的綽號，因為他的年俸有這麼多，大約等於一年1600英鎊。有些學者認為，安條克主教實際上從芝諾比婭手裡接受此一職位，也有人用來比喻保羅的鋪張浪費和狂妄自大。


[460]
 　買賣聖職在當時是眾所周知的事，只要有適合的職位出賣，就有教士買下來。迦太基的主教職位，好像被一位名叫盧西娜的富家太太買下來，賜給服侍她的馬約裡努斯，價格是400弗勒(Folles，意為一袋)，每弗勒有125個銀幣，總價約為2400英鎊。


[461]
 　要想保羅能夠減輕罪孽和惡行，最好的辦法是東部聚會的主教，用通告式的信函以最惡毒的誹謗詞句，寄發給帝國所有的教會。


[462]
 　保羅的異端思想在於混淆基督神性的微妙區別之處，也就是聖父和聖子絕對是「本體同一」，而不僅是「本體相類」，如果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就是異端。


[463]
 　殉教者時代從公元284年8月29日開始計算，埃及人的日期比戴克裡先登基要早算19天，科普特人和阿比西尼亞人仍舊使用這種方式。


[464]
 　我們要在大量例證中，引用密特拉的神秘崇拜和托羅波利亞教派，後者在安東尼時代變得極為流行。阿普列阿斯的傳奇裡，充滿著宗教的虔誠及諷刺詩。


[465]
 　當時有一個名叫亞歷山大的騙子，鼓動如簧之舌到處吹噓馬洛士的特羅弗尼烏斯神諭，以及克拉羅斯和米利都的阿波羅神諭是如何神奇有效；戴克裡先在發佈宗教迫害詔書之前，曾經求取阿波羅神諭卜問吉凶，這也算是影響歷史的一段插曲。


[466]
 　除了畢達哥拉斯和阿里斯提斯的故事以外，像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神龕的治療功效，提亞納的阿波羅尼烏斯施展法術的神奇本領，都可用來對抗基督的神跡。當然我也同意拉德納博士的見解，菲羅斯特拉圖斯(170—245A.D.，希臘哲學家)寫《阿波羅尼烏斯傳》時，並沒有這樣的企圖。


[467]
 　非常讓人感到遺憾，那就是神職人員也像異教徒一樣，相信超自然和地獄，等於是自己親手破壞所具有的優勢。


[468]
 　尤里安表示出極為虔誠的喜悅，神意絕滅褻瀆的教派，焚燬懷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書籍，這些傳播毒素的讀物太多，僅伊壁鳩魯的著作就不下300卷。


[469]
 　拉克坦提烏斯從不同信仰的哲學家中，特別找出兩位敵手來詳加描述。公元270年時，波菲利在西西里撰寫大量文章反對基督徒，可以編成30卷書。


[470]
 　雖然歐西比烏斯認為軍隊的殉教者數目有限，而且拉克坦提烏斯、安布羅斯(339—397A.D.，聖徒以及米蘭主教)、蘇比西烏斯和奧羅修斯都沒有表示意見，但是很久以來大家相信，在馬克西米安的命令之下，底比斯軍團有6000名基督徒士兵，在潘乃·阿爾卑斯山的山谷裡慘遭屠殺，成為殉教者。這段往事是里昂主教優奇裡烏斯在公元5世紀中葉首次披露，他是聽到某人說起，而這個人從日內瓦主教艾薩克那裡得知，但是艾薩克說他從奧克托圖魯姆主教狄奧多爾那裡知悉此事。


[471]
 　馬克西米利安努斯和馬塞盧斯有關殉教的記載，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真實可信。


[472]
 　拉克坦提烏斯那個時候是尼科米底亞的居民，但很難相信皇帝在私室的談話能夠洩露出去，讓他打聽得那麼清楚。


[473]
 　我們唯一能夠瞭解的情節，就是伽勒裡烏斯的母親具有虔誠的信仰和猜忌的態度，她對自己的兒子有很大的影響力。當她在宮廷時，基督徒的奴僕對她照顧不夠周到，她因而懷恨在心。


[474]
 　[譯注]特米納利亞節是祭祀地界神的節日，地界神意大利的地方神，供奉在羅馬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廟。


[475]
 　在拉克坦提烏斯的手抄本上，用的是profectus這個字，意思是「開動，前去」，整個文句的語氣不通順，所以換為praefectus，意思是「禁衛軍統領或地方長官」。


[476]
 　在過了很多年代以後，愛德華一世運用這種迫害方式來對付英格蘭的教士，獲得很大的成功。


[477]
 　古代留存的紀念文用非常詳盡的方式，敘述總督摧毀教堂的訴訟程序，上面附一份記載金銀器具與貴重物品的清單。這個要摧毀的教堂位於努米底亞的錫爾塔，現在仍舊存在，包括的品項有2個金質聖餐杯、6個銀質聖餐杯、6個銀瓶、1把銀壺、7個銀燭台，以及大量銅製用具和各式服裝。


[478]
 　拉克坦提烏斯把災害限定在教會的小範圍內。歐西比烏斯擴大到整個城市，看來像是正規的圍攻作戰。他的拉丁文翻譯魯菲努斯增加一些重要情節，像是允許居民撤離。弗裡吉亞與伊索裡亞為鄰，也可能是膽大妄為的蠻族幹的好事。


[479]
 　格魯特搜集的銘文裡提到達提阿努斯，好像他的行省邊界位於帕克斯·猶地亞和埃波拉之間，這兩個城市位於琉息太尼亞的南部。要是我們知道這個地方靠近聖文森特角，就可想像得到普魯登提烏斯(348—405A.D.，羅馬詩人和基督徒)會把名字弄錯(也就是把地名誤為人名)，例如將知名的執事和殉教者誤以為是薩拉戈薩，或者是巴倫西亞。有些學者表示不同的看法，認為君士坦提烏斯擔任愷撒時，西班牙不歸他統治，仍舊在馬克西米安的管轄之下。


[480]
 　西部伊利裡亞在頭4個世紀，找不出主教或教區的任何痕跡。可能是米蘭總主教的管轄權一直延伸到伊利裡亞的首府西米烏姆，把整個廣大的行省包括在裡面。


[481]
 　《歐西比烏斯全集》第八卷主要敘述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的宗教迫害，也附帶提到巴勒斯坦的殉教事件，就跟拉克坦提烏斯的《神學制度》第五卷一樣，詳述當時的殘酷行為，使人打開書本就感到悲傷。


[482]
 　馬克西明在逝世前幾天，頒布了內容極為廣泛的宗教寬容詔書，把基督徒受到嚴酷的虐待，歸咎於法官和總督誤解他的意圖。


[483]
 　歐西比烏斯是位很謹慎的歷史學家，但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使他受到指責和懷疑。他曾經下過獄，使人聯想到他一定是做出了不榮譽的妥協，才毫髮無損被釋放出來。他終其一生都在為受責難的往事提出辯解，就是親自參加提爾宗教會議也避免不了。


[484]
 　古代有份詳實可信的記錄，記載塔拉克斯和他的同伴在宗教迫害中所遭受的苦難，敘述的內容充滿著強烈的憎恨和仇視，顯然是憤怒的官吏才會發生這種狀況。埃及行政長官埃迪修斯對待希爾羅克亞斯的行為非常難得。


[485]
 　正統基督教與多納圖斯教派之間的爭論，有助於瞭解阿非利加教會的發展歷史，有的地方難免產生偏見。


[486]
 　歐西比烏斯在結束這段敘述時，明確告訴我們，這便是整個宗教迫害的過程，以及發生在巴勒斯坦的殉教事件。但是在他的作品第八卷第五章中，提到埃及的底比斯行省發生大規模的殉教活動，與我們瞭解的狀況並不一樣。不過，那也只會讓我們欽佩這位歷史學家巧妙的安排，他把最驚心動魄的暴行，選在帝國最遙遠和最偏僻的地點，然後說底比斯每天常常有10到100個人殉教。後來他提到前往埃及的旅行，講話就更加小心也不那麼武斷，只說有許多基督徒，並沒有確定的數字。他刻意用很模糊的字眼，讓人以為他親眼見到，也可解釋為他聽到此事，對於迫害的過程可以說是打算要執行，要是解釋為已經執行懲罰，也能說得通。他已準備好安全的退路，把模稜兩可的章節交給讀者和譯者去自行判斷。他的想法也不是沒有道理，各人按照自己心思選擇最合意的解釋。狄奧多盧斯·米托契塔的批評是不懷好意，但是他說得好，文人學者要是像歐西比烏斯那樣明瞭埃及人的個性，就會喜歡隱晦而複雜的表達風格。


[487]
 　等到巴勒斯坦分為三部分，整個帝國東部的行政區域包括48個行省。古代根本不考慮民族的問題，羅馬人的行省區劃，完全按照幅員的大小和富庶的程度。


[488]
 　保羅修道士把整個貝爾京地區(包括法國西北部和低地國家在內)的殉教人數減到5萬。他就學識的淵博和人品的溫和來說不下於格勞修斯，且出生的年代較晚，可以搜集更多的數據，但他住在威尼斯，離尼德蘭的距離未免遠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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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君士坦丁堡奠基 君士坦丁的政治體系及其成就 軍事紀律和訓練 宮廷財政(300—500 A.D.)

須知君士坦丁大帝最後一位敵手是乖戾的李錫尼，也是為他的勝利增添光彩的最後一個俘虜。中興之主度過安寧和昌盛的統治時期，留給繼承人的是一個完整的羅馬帝國，以及新的都城、政策和宗教。而且，他所推行的改革為後代統治者所奉行和推崇。君士坦丁和他的諸子在位期間，發生多起重大事件，歷史學家如果不全力以赴，將只有時間聯繫的各種場面一一整理出大致的頭緒，那麼他就一定會因量多事繁而無以為繼。在敘述加速帝國衰落的戰爭和變革之前，應該先詳細說明有助於帝國強大和穩定的政治制度。另外，應採取一種古代的世俗和教會方面尚未知曉的分類原則，以基督教的勝利及其內部紛爭為線索，這樣便能為教育後人及後人批判提供足夠而明確的歷史資料。


 一、君士坦丁堡建城的源起及其形勢(324 A.D.)

李錫尼戰敗後黯然引退，獲勝的君王建造起一座城市，命中注定要在爭勝之地統治未來的東方，使君士坦丁的帝國和宗教能夠萬古長青，永垂不朽。戴克裡先當初遷都的動機，不知是出於傲慢無知還是策略需要，他試圖從羅馬這一自古以來的政治中心脫身出來。後繼者以他為榜樣一直沿用了40年，顯示這個動機的力量確實強大無比。羅馬的地位已沒落，原來附屬的王國，慢慢否認這個城市在政治上具有最高權力。一位黷武好戰的君王出生在多瑙河地區，在亞細亞的宮廷和部隊裡接受教育，為不列顛軍團擁立稱帝，那麼很自然地會對愷撒的國土冷漠以待，視若無物。意大利人歷來把君士坦丁尊為救星，他們很恭順地接受他不時屈尊向元老院發佈的敕令。但是自皇帝登基後，人民很少有機會一睹天顏。君士坦丁在他精力充沛的壯年，統治著廣闊的國土，根據和平與戰爭的情勢，一直親身在邊界上活動，或是和緩而莊嚴地行進，或是不辭辛勞地戒備，時刻都準備與外來或國內的敵人一戰。但是，隨著他的權勢逐漸抵達巔峰時期，年齡日益衰老，他開始設想在哪一處建都才能永久保持國家的強大和王權的威嚴。經過深思熟慮後，君士坦丁認為最佳地點位於歐亞邊界，在這裡部署強大的兵力，一方面可以用來壓制居住在多瑙河和塔內斯河之間的蠻族，另一方面也能對波斯保持警覺，該國國王始終對屈辱條約強加在身的束縛感到義憤填膺。戴克裡先當年基於這些條件考慮，大張旗鼓地建設尼科米底亞的行宮。但是，教會保護者始終憎恨死去的戴克裡先，不願在尼科米底亞建都，更何況君士坦丁有雄心大志，想建立一座能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的城市。君士坦丁與李錫尼交戰的後期階段，有機會從軍人和政要的立場，反覆考量拜占庭舉世無匹的絕佳位置。這座城市不但自然條件優越，可以拒止外來敵人的進攻，而且交通極為方便，利於通商貿易。早在君士坦丁很多代之前，便有一位高瞻遠矚的歷史學家
[1]

 ，曾指出這個地點的位置有莫大的優勢，正因如此，身為希臘實力弱小的殖民地才能掌握海上霸權，有幸成為獨立而繁榮的城邦國家。
[2]



如果我們用君士坦丁堡赫赫威名所及的邊界來衡量拜占庭，這座皇都的形狀近似不等邊三角形。鈍角的尖端指向東方和亞洲海岸，直逼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波濤；城市北部以海港為界，南面瀕臨普羅蓬提斯海或稱為馬爾馬拉海；三角形的底部對著西方，鄰接歐洲大陸。周圍的陸地形勢和水域的分佈情況，令人歎為觀止，如果不加以詳盡說明，很難瞭解清楚。

黑海的水流經過曲折海峽，日夜不停地迅速奔向地中海，博斯普魯斯海峽不僅在歷史上留名，在古代神話中更是眾所周知。綠樹成蔭的陡峭海岸佈滿了廟宇和神聖的祭壇，充分顯示希臘航海家的無能、畏懼和虔誠，他們一心想要踏著阿爾戈號英雄人物
[3]

 的足跡，重新探訪險惡的黑海。這一帶海岸長期流傳著一些神話，像是淫蕩的鳥身女怪
[4]

 佔領菲紐斯神殿及森林之王阿密庫斯在賽斯圖斯向勒達的兒子挑戰。
[5]

 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盡頭是庫阿尼恩礁巖，據詩人描述，這些礁巖最初全浮在海面上，原是天神為防止俗人出於好奇的窺探，
[6]

 而特意用來守護黑海入口處的屏障。從庫阿尼恩礁巖到位於拜占庭頂端的港口，蜿蜒曲折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長16英里
[7]

 ，寬度一般在1英里半左右。在歐亞兩大陸上修築的新城堡，建立在兩座著名的神廟——塞拉比斯和朱庇特·烏利烏斯基礎之上；
[8]

 希臘皇帝修建的一些老城堡，佔據海峽最狹窄部分的地區，相距對岸突出的海灘不過500步而已。

這裡的要塞在穆罕默德二世
[9]

 企圖包圍君士坦丁堡時，曾全部重新整修，增加守備強度。
[10]

 土耳其的征服者可能不太清楚，在他統治時期近2000年以前，大流士就曾選定此地，修建了一座把兩個大陸連接起來的浮橋。
[11]

 距離老城堡不遠處，有個被稱為克利索波利斯或斯庫塔裡的小鎮，成為君士坦丁堡的亞洲郊區。博斯普魯斯海峽在逐漸展開並與普羅蓬提斯海匯合時，正好穿過拜占庭和卡爾西頓之間的一片海域。卡爾西頓比拜占庭還要早幾年由希臘人修建完成，缺乏眼光的建造者竟然沒有從地理位置來加以考量，海峽西岸顯然比東邊更為優越，這種糊塗做法一直受到後人訕笑。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可說是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一條臂膀，有金角的美稱，得名原因是其彎曲的部分像公鹿犄角，或者說更像一頭公牛的彎角。
[12]

 「金」字更是生動的形容，因為各種財富從最遙遠的國家被四時不斷的季風吹進君士坦丁堡安全而寬廣的海港。呂庫斯河由兩條溪流匯合，不停向海港注入淡水，不但可清除水底污物，還為定期返回河口的魚群提供適合的棲息地。這塊水域幾乎感覺不到潮汐漲落，港口水深恆常不變，船上貨物不需小船接駁，可直接運上碼頭。這裡經常停靠許多龐大船隻，船頭靠在碼頭的棧房邊，船尾還在水面漂浮。從呂庫斯河口伸到海港港口的這只博斯普魯斯的臂膀長度有7英里，但入口處卻僅寬約500碼，必要時橫拉起一根粗大鐵鏈，可保護港口和城市不受敵艦襲擊。
[13]



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赫勒斯滂海峽之間，歐洲和亞洲的海岸同時從兩邊向後延展，環抱著馬爾馬拉海，古代稱之為普羅蓬提斯海。從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進口，一直到赫勒斯滂海峽的出口，航程約為120英里。要是有人經過普羅蓬提斯海的中部向西航行，躍入眼簾的景色是遠方色雷斯和比提尼亞的高地，更遠處高聳著的還有奧林匹斯山
[14]

 終年積雪的山峰。在它的左側愈離愈遠的是一個深入陸地的海灣，戴克裡先的皇都尼科米底亞位於海灣的底部。再就是經過庫濟庫斯和普羅科納蘇斯等幾個小島，然後才能在加利波利拋錨停泊，到了這裡，分隔歐亞兩大洲的這片海域又收縮起來，再度成為一條狹長的海峽。

地理學家利用最精確的測算方法，探勘赫勒斯滂海峽的地勢和範圍，算出這條著名海峽的曲曲折折的水道有60英里長，一般寬度為3英里。
[15]

 我們發現這個海峽最狹窄之處，是土耳其古老的城堡以北，塞斯圖斯與阿比杜斯城之間的一段海面。正是在這裡，勒安得耳
[16]

 為獲得愛人芳心，冒著生命危險，多次游過驚濤駭浪的急湍海流；薛西斯(Xerxes)為將170萬蠻族
[17]

 運往歐洲，在兩岸距離不超過500步的地方，用船隻搭起了一座碩大無比的浮橋。一片收縮得如此狹窄的海面，似乎夠不上「寬廣」兩字的稱呼，但荷馬和奧爾甫斯
[18]

 卻經常這樣來形容赫勒斯滂海峽。但是，人們對大小的概念原是相對的，沿著赫勒斯滂海峽前進的旅客，尤其是那位詩人，在蜿蜒曲折的海流中隨波蕩漾，極目遠望像是抵達了天地的盡頭，四周的田園風光，使他在不知不覺中忘卻了大海的存在。豐富的想像力很容易讓他把這條海峽看成寬廣奔騰的河流，湍急的溪水在森林和陸地之中流過。最後，通過一個寬闊的出口流入愛琴海，或稱多島之海。
[19]



遠古的特洛伊就坐落在艾達山山腳的一個小高地上，居高臨下俯視著赫勒斯滂海峽的開口處。西摩伊斯河和斯卡曼德河是注入海峽的兩條小河，永不乾涸的水流為其增加的水量，真是微乎其微。當時希臘人的軍營沿著海岸延伸大約12英里，從西格安到羅提安海岬，大軍的兩翼高舉阿伽門農
[20]

 大纛，選出最勇敢的精銳部隊擔任守衛。這些海岬中的第一個先被阿喀琉斯率領的所向無敵的邁米登人佔領
[21]

 ，接著，英勇無畏的埃阿斯
[22]

 便在另一個海岬上安營。過分傲慢的埃阿斯，最後被忘恩負義的希臘人當成犧牲品，墳墓就建在他曾經極力保護的水師使之免遭憤怒的約夫和赫克托耳
[23]

 摧毀的那個地方。後來在這裡興起的羅提姆小鎮上的居民一直將埃阿斯奉為神明。
[24]

 君士坦丁在最後選定拜占庭之前，曾想到把帝國的中心建立在這著名的血戰之地，傳說羅馬人最早在此繁衍生息。他首先想選來作為新都城的地址，便是位於古特洛伊城下方、面對羅提安海岬和埃阿斯墳墓的廣闊平原。儘管這計劃很快就被放棄，但在這裡留下的未完工的雄偉城牆和城堡，至今仍舊吸引著每位航行經過赫勒斯滂海峽的旅客的注意。

不管從哪方面來說，君士坦丁堡的確據有優越地位，彷彿是大自然專為君主國家設計的政治中心和首都。這位於北緯41度的皇都，人們正好可以從它的七座小山上，俯瞰歐、亞兩大洲海岸；這裡氣候溫和宜人、土地肥沃富饒、海港寬闊安全，位於大陸邊陲一個面積狹小的範圍之內，十分易於防守。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赫勒斯滂海峽，等於君士坦丁堡的兩道大門。當敵軍從海上來犯時，可閉關自保，又能隨時為前來貿易的船隊敞開大門。東部各行省之所以能生存發展，應歸功於君士坦丁的政策。黑海地區的蠻族在上一代大動刀兵，曾進入地中海腹地，現在他們知道無法越過堅固的屏障，被迫終止海盜行徑。即使這兩道海峽的大門全部關閉，都城依靠所圈入的寬廣土地，仍能生產各種物品，滿足居民的生活所需和奢華需求。

在土耳其高壓之下呻吟不絕的色雷斯和比提尼亞海岸，靠著葡萄園、果園和農業收成，呈現出一片富饒景象。普羅蓬提斯海以魚類資源豐富著稱，有些魚類到了汛期，不需任何技術，也不必花費多少勞力，便可大量捕獲。
[25]

 等到這兩個通道為了對外貿易而完全敞開時，它們按照季節變化，輪番接納來自南面和北面、黑海和地中海的天然物產和人工財富。從日耳曼和西徐亞的森林到遙遠的塔內斯河和玻裡斯提尼斯河的河源，所有能收集到的未曾加工的土產，歐洲或亞洲的工匠所能製造的任何手工藝品，加上埃及的穀物，印度運來的寶石和香料，始終隨著季節的風向，駛入君士坦丁堡的港口，連續許多世代，此處一直是古代世界的商業中心。

君士坦丁堡同時具備了美觀、安全和富足的條件，由此可以證明君士坦丁的選擇極為正確，不應引起非議。但不論在任何時代，一個偉大城市的誕生，總得和神話傳說或聖賢英雄聯繫在一起，才能顯示出偉大和威嚴。因此，皇帝也不願居功過多，把全部責任攬在己身，而更願意將其歸於永恆的神意的安排。他在一份法規裡告誡子孫後代，完全聽從神的旨意，為君士坦丁堡奠定了千秋萬世的基礎。這方面，儘管沒有任何資料說明上天如何啟發他的心靈，但這一謙虛的沉默所留下的遺憾，卻被後世的作家憑著聰明才智所彌補。他們詳細描繪君士坦丁夜宿拜占庭城內時，神明在他的睡夢中顯靈的情景。拜占庭的守護神，一位年邁體衰的老太婆，忽然在他面前變成如花似玉的少女，於是他親手用帝國一切偉大的象徵，作為她的裝飾。
[26]

 君王醒來後對這吉利的夢兆仔細揣摩，接著就毫不遲疑地遵從天命執行了。凡一座城市或殖民地奠基命名之日，羅馬人總按照傳統規定的帶有迷信觀念
[27]

 的舊習，不惜一切花費也要舉行隆重慶典。儘管君士坦丁想要減少異教味道過於濃厚的儀式，但他卻把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處心積慮要給在場的臣民留下威嚴而充滿希望的深刻印象。皇帝手執長矛，步行在莊嚴隊伍前，領導眾人劃出未來城市的界線。圈入的範圍愈來愈大，一直到隨從在驚愕之餘，不得不壯著膽子告訴他，他所圈入的地面已經超過了一座巨大城市的最大面積。這時他說：「我還得繼續前進，直到引導我的神靈叫停為止。」對這位超凡入聖的領導者，我們不想繼續揣度他的性格或意圖，還是實地描述一下君士坦丁堡的邊界和範圍吧。


 二、君士坦丁堡的範圍和主要的建築物(324 A.D.)

這座城市的實際情況如下：皇宮的宮殿和宮廷園林佔據了東面的海岬，也就是那七座山丘的第一座，按我們今天的度量衡來計算，大約有150英畝。土耳其人戒備森嚴、象徵著專制統治的建築物，正好就建在希臘共和國原來的基礎上。不過也可以這麼假定，當時的拜占庭人看到海港有便利的條件，急於超過皇城的界線，向港口擴大他們的居住區。君士坦丁新建的城牆，橫跨三角形的寬闊的腰部，在與古老的工事相距15個斯達底亞
[28]

 的地方，從港口直接興建到普羅蓬提斯海。城牆將拜占庭包括在內，把七座小山的前五座都容納進去。這七個山頭，在走近君士坦丁堡的人看來，一層高過一層，景色極為壯觀。城市的奠基者死去約一個世紀之後，新的建築物一面向上方的港灣發展，另一面沿著普羅蓬提斯海延伸，已經覆蓋了第六個山丘狹窄的山脊，以及第七座山丘寬廣的山頂。年輕的狄奧多西為保護城郊地區不受蠻族長年的騷擾，興工建造長度足夠的永久性城牆，
[29]

 把整座城市圍得固若金湯。從東面海岬到金門，君士坦丁堡最長的直徑約為3羅馬裡
[30]

 ，周長在10—11羅馬裡之間，按英制計算，大約有2000英畝。現代旅客有時會把君士坦丁堡的邊界一直延伸出去，把歐洲這邊相鄰的村莊，甚至亞洲的海岸全都包括進去，
[31]

 這種過分誇大的做法，並無任何根據。不過佩拉和加拉塔這兩個郊區，雖然在海港另一邊，卻可以視為城市的一部分。
[32]

 要是加上這兩地的面積，有一位拜占庭歷史學家將他的出生地，也就是這座城市的周長估算為16希臘裡(大約14羅馬裡)，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33]

 面積如此寬廣的城市，作為一個帝國的首都是綽綽有餘，但是君士坦丁堡在這方面仍舊屈居於巴比倫、底比斯
[34]

 、古羅馬、倫敦甚至巴黎
[35]

 之下。

這位立志要為自己的光輝統治立下永恆豐碑的羅馬世界的主人，為完成這項偉大的工程，竭盡了數百萬臣民的財富、勞力和智慧。有人計算出皇室的花費實在驚人，僅就城牆、柱廊和供水渠道，就要支用大約250萬英鎊
[36]

 。覆蓋黑海海岸的森林和普羅科尼那斯小島上著名的白色大理石採石場，都可提供取用不盡的建築材料，只需經過一小段水路就能源源不斷運往拜占庭港口。成千上萬的勞工和匠人胼手胝足，希望工程早日完工。但心急的君士坦丁很快發現，由於技術水平日益下降，現有的建築師無論技術還是數量，都無法滿足龐大設計的要求。於是，他下達命令，即便是距帝國最遙遠的行省，總督也要立即興辦學校，指派教師，利用獎金或特權的誘惑，把大批曾受過較好教育的天才年輕人集中起來，學習從事建築行業的相關技術。
[37]



君士坦丁運用統治權力，找到最優秀的人才進行新城的土木工程建設，但裝飾城市的藝術作品，全都出自伯裡克利和亞歷山大時代
[38]

 最著名的大師之手。要想使菲迪亞斯和利西波斯
[39]

 這樣的天才再次出現，那確實超出羅馬皇帝的能力。然而，大師留給後代不朽的作品卻無處躲藏，全部暴露在專好虛榮的專制帝王面前，任憑他肆意掠奪。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臘和亞細亞許多城市最有價值的裝飾品全都被洗劫一空，像是著名戰役的戰利品，具有宗教意義的聖器，古代的神明、英雄、智者和詩人的知名雕像，全都被用來增加君士坦丁堡威名蓋世的風光。歷史學家錫德雷努斯
[40]

 非常感慨地說，體現偉大人物的紀念品全部都在這兒，除了沒有靈魂以外，其餘可說是應有盡有。但是，很明顯，在這君士坦丁的城市中，在一個人的思想受到政治和宗教雙重奴役的衰落時期的帝國中，我們絕不可能找到荷馬或德謨斯提尼
[41]

 的靈魂。

征服者圍攻拜占庭時，把營帳安置在第二座山丘居高臨下的山頂上。為永久紀念這次偉大的勝利，君士坦丁仍選定這極有利的位置建造市政廣場，這廣場外形看上去像是圓形或是橢圓形的。兩個遙遙相對的廣場入口做成凱旋門形狀，四周柱廊中佈滿了各種雕像。中央矗立著一根高大的石柱，因受到戰火的毀損而被稱之為「燒焦石柱」，立在20英尺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系由10塊高10英尺、周長約33英尺的斑岩拼成。在石柱的頂端，大約距地面120英尺的高處，安置阿波羅的巨大青銅雕像，據猜測可能是從雅典或是弗裡吉亞一個市鎮運來，一般認為出自菲迪亞斯之手。這位藝術大師雕刻的日神
[42]

 ，若按照後人附會之言，就是君士坦丁皇帝本人，雕像的右手拿權杖，左手抓地球，頭戴金光閃亮的皇冠。賽車場或稱橢圓大競技場，是座堂皇的建築物，長400步，寬約100步，兩個大門之間的場地佈滿各種雕像和方形石碑。這裡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件氣勢雄偉的殘留古物：三條蛇纏繞在一根銅柱上，三個蛇頭過去一度支撐著金色三角祭壇。在希臘人擊敗薛西斯後，得勝的勇士便把此戰利品奉獻給德爾斐神廟
[43]

 。土耳其征服者用粗暴的雙手，損毀橢圓形競技場美麗的外觀，仍舊沿用著阿特梅丹的舊名，實際上卻把它當作馬術教練場。

在皇帝觀賞賽車節目的寶座前，有一道螺旋形階梯直達王宮
[44]

 。這裡坐落著一些宏偉的建築，幾乎不亞於羅馬城的王宮，加上附屬的庭院、花園、柱廊等，整個建築群從橢圓形競技場到聖索菲亞大教堂
[45]

 ，佔據了普羅蓬提斯海沿岸很大一片地方。我們還可以對大浴場也讚揚一番，君士坦丁施展大手筆，用高大的石柱、各種大理石雕刻以及60多座青銅像加以裝飾，卻仍沿用宙克西普斯這個舊名
[46]

 。不過，在這裡如果刻意詳細描繪城市各地點的不同建築物，就會偏離這段歷史的主題。總而言之，凡是能顯示偉大都城的宏偉和壯麗，能夠提供眾多居民便利和娛樂的東西，在君士坦丁堡的高牆內，可說是無所不包，應有盡有。有一份在該都城建設百年後所記錄的文獻，開列的項目包括：1所學校或學府、1座賽車場、2所劇院、8個公共浴場、153個私人浴室、52座柱廊、5座穀倉、8條水渠或水庫、4個用於元老院會議或法庭審判的寬廣大廳、14座教堂、14座宮殿，還有4388間房屋，在高大和華麗方面，絕非一般平民住宅所能比擬。
[47]




 三、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結構和所享有的特權(324 A.D.)

奠基者下一個所關切的重大問題，就是鍾愛的城市人口過多。羅馬帝國東遷之後緊接著就是黑暗時期，這一重大問題所造成的危害，無論是遠期還是近期的影響，都被虛榮的希臘人和輕信的拉丁人完全忽視，
[48]

 這方面實在令人感到奇怪。人們一直提到，羅馬所有的貴族家庭、元老院成員、騎士階級以及不計其數的隨從人員，都跟隨皇帝遷到普羅蓬提斯海岸。大家也都相信，那荒涼的古都完全留給了由外來戶和當地平民混雜而成的人群，而那些早已被改為果園的大片意大利土地，馬上就要無人居住和耕種了。在這部歷史中，對於那些誇大失實的說法，我們要還原其本來的面目。君士坦丁堡的發展並不能歸於人口自然增多，也不能說是生產的需要，我們必須承認這塊人為的殖民地，是犧牲了帝國許多原有的舊城才興建起來的。羅馬及東部幾個行省的許多富有的議員都曾受到君士坦丁的邀請，讓他們到他為自己的住所選擇的這塊福地來居住。主子的邀請往往與命令無異，皇帝表現出慷慨好施的態度，立即贏得手下心甘情願和興高采烈的服從。他把在新都城多處修建的宮殿分贈親信，還發給土地所有權和固定津貼，以維持高貴而體面的生活，並且還把本都和亞細亞的領地，劃給都城的永久住戶作為世襲產業。
[49]

 但是這類鼓勵措施和優惠條件，很快便難以為繼並遭廢止。無論政權中心位於何處，國家歲入相當大的部分總會被皇帝本人、政府大臣、法庭官員以及宮內人員揮霍一空。最富有的省民被利益、權勢、歡樂和新奇的強大動機所吸引。於是，居民中人數眾多的第三階層，在不知不覺中由僕役、工匠和商人形成，他們靠出賣勞力，滿足上層人士的生活需要或奢侈享受。不到一百年，君士坦丁堡的財富和人口已可與羅馬一爭高下。整排新蓋的建築物，根本不考慮衛生條件或生活方便，非常稠密地緊塞在一起，留下極其狹窄的街道，使得擁擠不堪的人群、馬匹和車輛幾乎都無法通行。原來圈定的城區範圍已漸漸容不下日益增長的人口，新的建築從兩邊向大海方向延伸，增加部分可獨立成為一座面積廣大的城市。

羅馬的貧民靠著政府經常分發的酒、油、糧食、麵包、銅錢和其它實物就能生活得不錯，幾乎不用依靠勞動謀生。君士坦丁堡的奠基者傚法頭一位愷撒的手法，
[50]

 有的地方盡量慷慨豪爽，卻遭到後代的指責。一個國家的立法者和征服者，認為自己付出生命的代價，獲得阿非利加以後，自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51]

 。而奧古斯都更是費盡心機，力圖使羅馬人民建立這種概念，現在既然已能過富裕生活，便應徹底遺忘過去的自由權利。然而，君士坦丁的揮霍毫無道理可言，不論從公共或私人利益考量都無法原諒。他為建造新的都城，每年從埃及強征來的稅收，實際上全被用來養活一群妄自尊大的懶漢了。皇帝制定的其他法規倒是無可厚非，但就實質而論確也無關緊要。他把君士坦丁堡分為十四個地區或區域
[52]

 ，公民會議被尊為元老院
[53]

 ，使這裡的公民享受意大利式的特權，並將這座新興的城市稱作殖民地，使她成為古羅馬第一位最受寵愛的女兒，德高望重的母親仍然享有法律上最高的領導地位，能與她的年歲、威嚴以及過去的偉大成就完全吻合。
[54]



君士坦丁珍愛這城市，全力督導加速施工(330—334 A.D.)，全部城牆、柱廊及主要建築物經過幾年時間全部完工；根據另一記載，這些只花了幾個月的工夫就完成了。這種異乎尋常的趕工速度，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許多工程都是在倉促中草率完成，以後幾代皇帝的統治期間，為維護建築物不致崩塌，真是克服了不少困難。但等到這些建築剛剛完成，顯現出新奇和宏偉氣勢時，城市的奠基者已在為慶祝落成進行籌備了。
[55]

 在這樣一個盛大的、值得紀念的節日裡，表演節目之多和花費之大，不難想見。還有一個具有永久意義的奇特情況，在此要提出說明。每當城市的奠基之日來臨，按照君士坦丁的命令，要在一輛專為凱旋式準備的戰車上，放置一尊君士坦丁的雕像，用木頭製作的雕像主體，外面包了一層金，右手拿著城市守護神的小型塑像。儀仗隊的士兵手持白色細蠟燭，身著盛裝，隨著莊嚴行進的隊伍一起穿過大競技場。當隊伍行經這位皇帝的寶座時，他從座位上站起，非常虔誠地向前代皇帝表示感激和尊敬。
[56]

 在城市的落成典禮上，君士坦丁還通過一道雕刻於大理石柱上的詔書，賦予這城市第二羅馬或新羅馬之名
[57]

 。然而君士坦丁堡這個名字始終勝過那高貴的稱呼，而且，在經過14個世紀的變革後，仍保留締造者永垂不朽之名。
[58]




 四、君士坦丁堡的位階制度和主要等級(330—334 A.D.)

新都城建立以後，必然伴隨民政和軍政制度的革新。最早由戴克裡先提出，經過君士坦丁加以改進，接著由後面幾位繼位者完成的一套複雜的政治體系，不僅僅是通過一個龐大帝國的奇特形象而發人深思，還揭露出帝國迅速衰退的秘密以及內在的原因。我們在追溯過去任何一種獨特的制度時，難免要聯繫到更早或更晚的羅馬歷史，這一時間界線，應該包括從君士坦丁繼位到頒布《狄奧多西法典》
[59]

 這一時期，有130多年的時間。從此段歷史中，以及從西部和東部的《職官志》
[60]

 中，我們可看到有關帝國情況最豐富和最權威的資料。
[61]

 當然，要說明這些雜亂的內容，便不得不在短時間內中斷正常敘述。只有不了解法律和社會習俗重要性的讀者，才會對此感到不滿，因為他們所具有的好奇心，只是一味追逐過眼雲煙的宮廷變故，重視某個戰役中偶然發生的奇聞逸事。

羅馬人天生具有男子漢的傲氣，只有掌握實權才能獲得滿足，把誇張的形式和虛假的場面留給崇尚虛榮的東方。但是，當他們從古代自由權利中所獲得的高尚品德，漸漸連虛名也難以維持時，羅馬人樸實的社會風尚，在不知不覺中被亞洲宮廷那種講究場面、裝模作樣的習氣所敗壞。個人出眾的功勳和所發揮的影響力，在共和國能引起眾人的注目，在君主國家卻無足輕重也不能發揮作用，而在羅馬的專制政體中，則完全被撲滅了，取而代之的是下級服從上級的嚴格等級制度。從坐在皇座階梯上的擁有頭銜的高階奴隸，一直到濫施權力的最下賤的專制工具，大量存在著非常可鄙的依賴關係，有利於維護現有政權，因人們擔心變革會斷送前程，抹除服務可能得到的報酬。

在當時被視為神聖的位階制度(這正是大家常用的一種稱呼)中，每一個位階都有極其嚴格的標記和規定，地位的高低靠各種毫無意義的嚴肅禮節表現出來，學習這些禮節是一門大學問，發生任何差錯都是褻瀆的行為。
[62]

 在雙方或傲慢或諂媚的交往中，採用大量西塞羅幾乎聽不懂、奧古斯都可能憤怒得予以禁止的詞彙，拉丁語文的純樸完全受到破壞。見到帝國的高級官員，甚至包括君主本人，總要加上一些莫名的稱謂，如真誠的閣下、莊嚴的閣下、高貴的閣下、卓越的閣下、崇高和絕妙的偉大閣下、輝煌和雄偉的大人閣下等，不勝枚舉。委任職務的命令書或證書上，總裝飾著最能表明其工作性質和高貴地位的圖案：在位皇帝的肖像或畫像；一輛參加凱旋式的戰車；用四支蠟燭照亮的法典；放在覆蓋著華貴絨毯的桌子上，代表管轄行省的象徵性圖形；統率軍隊的名稱和旗幟。這些表示他們官階的象徵物品，有時真的就陳列在大客廳裡；有的則在他們公開露面時，出現在浩浩蕩蕩的儀仗隊的最前面。他們的行為舉止、服裝飾物以及隨從人員，莫不經過精心安排，要求對皇帝陛下欽點的官員表示最大崇敬。羅馬帝國政府運用的這套制度，就一位見解高明的觀察家看來，確實是在演出連台好戲，劇中充滿各種不同性格和職位的演員，根據原始的人物樣板，重複背誦同樣的語言，模仿同樣的動作。

帝國中央政府任職的要員被稱為「顯貴」，可以分為三個等級：其一為建有功勳者，可以稱之「特勳階」；其二為德高望重者或眾望所歸者，可稱之為「卿相階」；其三為世家出身者或獲得官位者，可稱之為「士尉階」。在最早的羅馬時期，最後提到的這個用詞克拉裡西穆斯，只不過是用來表示尊敬的一般稱呼，後來專用以指代元老院成員，
[63]

 最後又變為用以稱呼那些由元老院選出的擔任各行省總督的官員。後來，那些認為自己官職和地位顯然高於一般議員，因而必須有所區別的人，為虛榮心所驅使，全都熱衷於「卿相階」這個新稱呼。不過，「特勳階」一直專用於稱呼那些出類拔萃的人物，受到位階較低的兩類人的尊敬和服從，這一稱呼只可用於：一、執政官和大公；二、禁衛軍統領，包括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郡守；三、騎兵和步兵的主將；四、皇宮中侍奉皇帝、負有神聖職責的七位大臣。
[64]

 在那些一般認為應該處於平等地位的傑出行政官員中，資深者也只能和同僚享受相等的榮譽。
[65]

 皇帝樂於不斷對臣下施恩，時而會通過毫不費力地頒發榮譽證書，來滿足朝臣迫切的虛榮心，但如果他們還有野心那也不會輕饒。


 五、執政官和大公的權勢及地位(330—334 A.D.)

在羅馬的執政官還是共和國最早一批行政官員時，其權力便來自於人民的抉擇。帝國時代早期的羅馬皇帝對奴役臣民的作為，還想加以掩飾，等到戴克裡先即位，執政官改由元老院選出，人民僅有的一點自由權利的痕跡也被徹底消滅。那些一年一度獲勝後被授予執政官榮譽的候選人，裝出一副哀傷的神色，歎息他們的前輩可恥的遭遇。幾代的西庇阿和加圖家族，不得不冒受到拒絕帶來屈辱的風險，通過一項無意義又勞民傷財的公眾選舉的形式，懇求民眾將票投給自己；現在完全不一樣，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必能得到一位賢明皇帝的肯定，生活在這樣一個能夠被賜予正當報償的時代，真是他們難得的幸福。
[66]

 皇帝在寫給兩位當選的執政官的信中聲明，他們獲得這份崇高的職位，全是由他親自決定。當年執政官的名字及肖像雕刻在鑲金的象牙板上，當作向各行省、各市鎮、各級官員、元老院及人民贈送的禮品，在帝國境內到處散發。執政官莊嚴的就職儀式，一般在宮殿進行，在長達120年的時間裡，羅馬實際上已不存在這種階級的古老行政官員。
[67]



每年元旦的早晨，執政官全都佩戴上高貴的標誌，穿著紫色的服裝，用絲絨和金絲繡成的袍子上有的還綴有珍貴寶石。在這莊嚴的場合，政府和軍隊的高級官員著議員的服裝前來陪伴。走在前面的扈從校尉
[68]

 過去手裡擎著明亮的斧頭，現在卻是毫無實際用處的束棒。遊行隊伍從皇宮走向大競技場或城市中心的市政廣場，執政官登上高壇，坐在專為他們製作的仿古座椅上，立即開始行使一項司法權力，宣佈解放一個專為此一目的而被帶到面前來的奴隸。這一儀式的真正用意，是再現創立自由權利和執政官的布魯圖斯
[69]

 那聞名於世的行為，即他正式接受了告發塔昆文陰謀的忠實的溫德克斯為自己的同胞。

接連幾天，公開的慶祝活動一直在所有主要城市進行。羅馬是出於傳統習慣；君士坦丁堡則是有樣學樣；迦太基、安條克和亞歷山大裡亞，是因為喜歡熱鬧和富足的生活。在帝國的兩個都城裡，每年在劇院、賽車和競技活動
[70]

 等方面的花費足有4000磅黃金(約合16萬英鎊)。巨大的開銷若超出行政官員的財力和意願，虧空部分將由帝國的國庫予以補助。執政官在完成這些傳統活動後，便可隨意退到幕後去過自己的生活，在這一年的剩餘時間裡，沉思回味自己偉大的一生。他們不能主持國家的政務會議，也無法參與和平或戰爭的決定，這些人即使無才能(除非真正擔任有實權的職務)也無關緊要，他們的名字只不過作為記錄之用，註明在一年的某一天曾經坐過馬略和西塞羅的寶座。然而，在羅馬帝國奴性意識超越一切的末期，人們仍感虛名不亞於擁有實權，甚至比掌握實權更為有利。執政官頭銜還是野心分子一心追求的輝煌目標，是對高尚品德和忠誠服務的最高獎勵。甚至那些連共和制影子都厭惡的皇帝也知道，每年接受一次執政官的地位和榮譽，可以增加尊嚴和威風。
[71]



縱觀歷史，貴族和民眾的劃分最為涇渭分明的，莫過於羅馬共和國的初期，那時便已確立了「貴族」和「平民」的階級分界。財富、榮譽、國家機關職位和各宗教儀式，幾乎全歸於貴族，他們運用令人難堪的手段保護純潔的血統
[72]

 ，把依附於他們的部從
[73]

 完全置於奴僕之列。這種區分和追求自由權利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無法兼容，其間經過許多保民官
[74]

 的不懈努力和長期鬥爭，終於消除了貴族和平民的界線。平民中最活躍和最有出息的人士，積累了大量財富，追求名聲榮譽，獲得戰爭勝利，結交有利聯盟，這樣經過幾代之後，他們也以古代貴族的後裔自居。
[75]

 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貴族家庭，經歷自然的淘汰、頻繁的對外和國內戰爭的消耗，等到無能而又無錢的時候，不知不覺中已混入平民群眾當中，他們的數目直到共和國末期都有減無增。
[76]

 現在還能肯定自己純正的出身，追溯到羅馬這座城市或共和國始建初期的貴族家庭，為數已是屈指可數。想當年，愷撒、奧古斯都、克勞狄和韋斯巴薌等人，為使高貴和神聖的家族能永遠延續下去，從元老院中選拔出一些能人，讓他們成為新貴族。
[77]

 這些人為的補充(其中總永遠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卻很快又被暴君的憤怒、頻繁的變革、習慣的改變或民族的混合所消除殆盡。
[78]



因此，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時，他們已所剩無幾，只不過讓人模模糊糊地記起，在古老的傳統中，曾經有一個貴族階層在羅馬人中間居於首位而已。組織一個貴族階級的集團，可以保證王權得以行使的同時，也具有限制王權的作用，這可是與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完全違背。但是，如果他真曾經想要建立這樣一個集團，要想隨便發一個文告，就確立一種需要時間和輿論的認可才能建立的體制，恐怕也已超出他的能力和權限了。他的確重新恢復了羅馬貴族的頭銜，但只是把它作為加之於某一個人的榮譽，並不是世襲的稱號。這些新貴族為了表示禮貌，僅僅屈就於一年一度具有臨時權限的執政官。但他們卻享受高於國家所有重要官員的地位，可以輕易接近皇帝本人。這特殊身份的授予是及身而止，而且，由於這些人大多數是在皇宮中生活到老的寵臣和大臣，這個名詞的根本含意，由於無知或逢迎等原因已被曲解。君士坦丁時代的貴族被尊為皇帝和國家的「元老」。


 六、禁衛軍統領和都城郡守的職責和權柄(330—334 A.D.)

禁衛軍統領的地位與執政官和貴族的命運不能相提並論。執政官和貴族過去的顯赫地位已成明日黃花，僅剩下一個空洞的頭銜；禁衛軍統領則逐漸從低下的地位步步高陞，真正掌握羅馬世界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從塞維魯到戴克裡先的統治時期，護衛和皇宮、法律和財政、軍隊和行省全部都置於他們的監督之下。他們就像東方帝國的「首相」，一手握著皇帝的玉璽，一手舉起帝國的旗幟。統領永遠抱有強大的野心，有時對侍奉的主人構成致命的威脅，一般都受到禁衛軍官兵的支持。但是，傲慢的軍隊的實力經戴克裡先削弱，最後終於被君士坦丁制服以後，那些仍能保住官職的統領，便毫不費力地成為皇帝的侍臣，處於一種既能發揮作用而又恭順臣服的地位。禁衛軍統領不再對皇帝的人身安全負責，失去對整個宮廷各個部門一直擁有和行使的司法權力。他們不再直接指揮羅馬軍隊中精銳的先鋒，只在戰爭時負責衝鋒陷陣，戰後君士坦丁立即剝奪統領的軍隊指揮權。而且，最後君士坦丁通過一項奇妙的變革，將皇帝衛隊的隊長全部轉任各行省的行政長官。

按照戴克裡先建立的政府改革計劃，四位君王每人都有自己的禁衛軍統領。等到帝國在君士坦丁手中再次統一以後，他仍舊設置四個統領，管轄所屬的各個行省。

其一，東部統領的司法權在地球上三個主要部分行使，這些地區原來是在羅馬直接管轄之下。那就是南到尼羅河大瀑布，北鄰費西斯河岸，西至色雷斯的山區，東接波斯邊界。

其二，潘諾尼亞、達契亞、馬其頓和希臘所屬主要行省，接受伊利裡亞統領的管轄。

其三，意大利統領的權力不僅限於頭銜所表明的地區，他實際上還統治遠至多瑙河畔的雷提亞，地中海上處於附屬地位的島嶼，以及阿非利加大陸從昔蘭尼到廷吉塔尼亞之間的大片地區。

其四，高盧統領所統轄的地區，在這個復合名稱下包括相關的不列顛和西班牙。事實上從安東尼邊牆直到阿特拉斯山山腳，整個區域莫不聽從他的命令，服從他的權威。

禁衛軍統領被剝奪軍事指揮權後，奉命對臣服的民族行使民政管理權，這樣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可一展長才，滿足個人野心。他們憑著自己的才智，被委以司法和財政的最高權力，在國家的和平時期，幾乎包括國家和人民各自應承擔的全部責任和義務。前者的職責主要是保護遵守法律的公民，後者則是盡了自己的義務，拿出部分財產以滿足國家開支的需要。錢幣、公路、郵政、糧食儲備、製造及一切與帝國繁榮有關的生產活動，都受到禁衛軍統領的控制。他們是皇帝陛下的直接代言人，有權在宣佈一項敕令時，按自己的意圖進行解釋，督導貫徹實施，有時甚至可以進行修改。他們監督各行省總督的施政作為，免除玩忽職守者的官位，對犯有罪行者予以懲處。下級司法機關的任何重要案件，無論是民事還是刑事案，如需上訴，都要送到統領的法庭進行審判。他的裁示是最後的判決，絕不容更改。皇帝不容有人對他的判決持相反意見，也不許任何人對如此蒙受信賴而被賦予無限權力的官員表示任何不滿。官員的任命完全符合個人的地位，
[79]

 如果他心存貪婪，隨時都有機會撈到大筆酬金、禮品及各種回扣。儘管皇帝再也用不著擔心統領的野心，卻也十分留意通過任期較短或年限不定的辦法，來減弱這一重要職位所能掌握的權力。
[80]



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城市，由於特殊的地位和無與倫比的重要性，不受禁衛軍統領的管轄。由於羅馬這座城市的地域十分廣闊以及歷史原因，法律的運作非常緩慢而且成效極差，這使得奧古斯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在這裡專設一位新的行政長官，施展鐵腕以運用專制權力，控制地位卑賤喜愛鬧事的民眾。瓦列裡烏斯·墨薩拉雷曾被任命為羅馬第一任郡守，只有他的名聲可以當此重任而不致引起非議。但是僅僅上任幾天之後，這位才能出眾的公民
[81]

 便辭去職務，用不愧為布魯圖斯之友的口吻宣佈，他無法行使與公民自由權利完全相違的專制力量。後來隨著人們的自由意識逐漸淡薄，便愈來愈體會到良好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看來最初設想的僅僅專門運用鐵腕鎮壓奴隸和流浪漢的郡守，現在可以把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司法權，擴展到騎士階層
[82]

 和羅馬貴族的身上。自古以來，帝國每年選出法務官行使法律和主持公道。但是任期無限、能力很強的行政官員，通常會成為皇帝的心腹，法務官不可能長時間與這些行政官員爭奪司法審判的控制權。因此法務官的法庭常無人問津，人數也從12—18位之間，逐漸減到二三位，重要的職能僅限於如何花費巨資，為人民的娛樂籌辦各種賽會。

羅馬執政官的職位變為虛有其表的裝飾，而且後來在首都連充場面的作用都起不到，郡守佔據元老院中空出來的位置，很快就出任重要議會的主席。郡守接受來自100英里範圍之內的起訴案件，根據立法同意管轄權的下授原則，市政府的權力全由他授予所屬的下級單位。羅馬的郡守要負起繁重任務，有15個官員做他的助手，其中有些職務就稱呼來說原來與他的地位相等，甚至過去還是他的上級。各個主要部門都和一個人數眾多的監察單位發生聯繫，這個監察單位相當於城市的警備隊，專門負責防火、防盜和防範各種夜間的不法活動；同時還掌管公眾所需的糧食及其他食物的儲存和分配；負責管理港口、水渠、公用水溝以及台伯河上的航運和河道；並負責監督市場、劇院的工作和一些私人及公共的工程。這個單位有很高的警覺，其職責等於現在一般警察負責的三個主要工作——公共安全、民眾生活和清潔衛生。此外，市政府非常留意首都的市容美化和各種裝飾紀念物，專門委任了一位保管雕像的檢察官，負責保護這批無生命的羅馬人。根據一位老作家非常誇張的計算，雕像數量之多不在活人之下。君士坦丁堡建立約三十年之後，這座發展中的城市，為了相同的目的設置權力和地位相類似的行政官員。總之，這兩座城市的郡守以及四個禁衛軍統領之間，彼此的地位完全平等。
[83]




 七、行政區域的劃分和行省總督的行政權力(330—334 A.D.)

帝國的位階制度中被尊為「卿相階」的一批人，在「特勳階」的統領和行省「士尉階」的行政官員之間，形成一個中間階層。這個階層中，以代行執政官的名義出任亞細亞、亞該亞和阿非利加的總督，
[84]

 自認為高人一等，事實上他們在過去也的確都是德高望重之士，倒也能獲得大家的認同；他們審判的案件，可以上訴到統領那裡去做出終審，這成為他們不能獨斷專行的唯一限制。
[85]

 但帝國的民事政府被分為13個大行政區，
[86]

 每一個行政區的面積都相當於一個強大的王國。其中第一個行政區在東方伯爵的管轄之下，只要看一看他的辦公室，竟有可以稱之為秘書、文書或信使的600名工作人員，在他的手下擔任各種工作，便可以得知他的職務是何等重要而且雜亂。
[87]

 埃及的特派行政長官，已不再由羅馬騎士擔任，
[88]

 但是這個名稱仍然保留，而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居民的脾氣，過去曾被賦予極大的權力，現在則握在東方伯爵的手中。餘下的11個大行政區，像是阿西阿納、龐梯卡、色雷斯，馬其頓、達契亞、潘諾尼亞、西伊利裡亞，意大利、阿非利加，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則由11個副統領或統領代表
[89]

 負責治理，這種稱呼本身便足以表明他們的身份和地位。這裡順便提一下，羅馬軍隊的將領，以及有公爵和伯爵頭銜的軍官，都容許使用「卿相階」的頭銜和稱呼。

皇帝的御前會議瀰漫著彼此妒嫉和相互排擠的氣氛，大家為了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羅馬征服者最早的政權形式非常簡單，等到吞併大片國土以後，無形中劃分為無數區域，分別歸入116個行省(3個是前執政官出任總督的行省，37個是一般總督的行省，5個是軍階出任總督的行省，71個是設省長的行省)，需要維持一個巨額支出的龐大政治機構。其中有3個行省由前執政官治理，這些行政官員的頭銜不同，位階也依次升高，用以代表身份的標記多得不可勝數，他們的待遇因為一些偶然情況，各人的生活享受和獲利多少並不完全一樣。不過，他們全都(除了前執政官)屬於「卿相階」這一階層，而且都是蒙受皇帝的恩典，在四大統領或其副手的管轄下，被委任以掌管本地區司法和財政大權的重任。卷帙繁多的法典和法令全書
[90]

 ，可以為研究各行省的行政體系提供豐富而詳盡的資料，而且這些資料的時間前後涵蓋6個世紀，是充滿智慧的羅馬政治家和法律家的心血成果。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只需摘錄兩個制止濫用權力的獨特而合理的規定，就可以說明問題所在。

其一，為了維護和平和秩序，授予各行省總督執法的「尚方寶劍」，總督被允許進行人身處罰，對重大罪行更掌有生殺大權。但是他們無權讓被判死刑的罪犯自行選擇處決的方式，也不能對罪犯判處溫和而又能保持顏面的流刑。郡守所專有的特權，是可以向犯人處罰高達50磅黃金的罰金，而他們的副手僅能處罰幾盎司黃金的罰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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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看似放縱較大的權力、嚴格管制較小的權力的做法，實際出於十分合理的考慮，那就是較小的處分權容易被濫用。各行省的行政官員要是產生憤怒的情緒，常常對臣民採取迫害的行動，使得自由權利和家財產業受到影響。然而，這些官員基於審慎或人道的考量，還是害怕自己犯下殘害無辜的罪行。要是做進一步研究，有關流放、巨額罰款或選擇較不痛苦的死法這些問題，特別與富豪和貴族有關。那些容易被行省行政官員當作滿足貪慾或發洩憤怒的對象的人，便可以躲開暗中的迫害，去接受禁衛軍統領更為嚴格公正的裁判。

其二，讓每個人感到擔心的事，莫過於正直的法官會因涉及本身的利益或有感情的聯繫，在審判時發生偏袒的行為。因而制定嚴格規定，除非獲得皇帝的特准，任何人不得在出生地的行省出任行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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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總督的兒子與當地居民聯姻，也不得在自己權限所及範圍內購買奴隸、土地或房屋。儘管已有如此嚴格的預防措施，君士坦丁皇帝經過25年統治之後，仍然對司法部門的貪污受賄和欺詐行為十分痛心。有些法官自己或經由法庭裡的官員，安排與當事人面談的機會，對案件的及時安排、有利拖延以及最終如何判決，都可以公開出價講情。皇帝瞭解這些情況，並表現出極大的憤怒。這些違法活動始終存在，而且也許很少受到懲罰，這一點可從一再重申的重要法令和收效甚微的厲聲申斥中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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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官員都來自法律事務這個行業。著名的查士丁尼學院教授羅馬的法律，便是查士丁尼皇帝為國內的青年所興辦。這位君王為了鼓勵他們勤奮學習，不惜紆尊降貴提出保證，有一天他們憑著能力和才智會從帝國政府得到豐厚的報酬。學習這門學科可以獲得遠大的前途，在西方和東方的一些較大的城市裡，都有學校專門教授基礎課程，其中以位於腓尼基海濱的貝裡圖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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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氣最大，自亞歷山大·塞維魯時代以來的300年中，教育辦得非常成功，學院的創辦人為自己的家鄉帶來很多的好處。經過五年正規課程的訓練以後，學生分散到各行省去尋找待遇優厚和職位體面的工作。在這個早已被複雜零亂的法律、詐術和罪惡所敗壞的龐大帝國中，他們有無窮盡的就業機會，僅是東部的禁衛軍統領法庭，便可以為150個法律工作者提供崗位，其中64名享有特權，每年從中選出2名，年薪60磅黃金，主要是為國家的利益充當辯護士。考驗他們法律才能的第一步，是不定期指派他們充當行政官員的陪審法官，然後逐漸提升他們為所在法庭的主審法官。他們可以得到行省的管轄權出任高級行政官員，依靠自己的才能、名聲或強有力的後台，能夠高昇到「特勳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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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庭的實際工作中，這些人總把「講理」當成辯論的工具，完全根據自身的利益來解釋法律，因而在公開處理國家司法事務時，這種有害的風氣可能成為他們性格的一部分。從古到今的許多法律工作者，他們的表現無愧於崇高而明智的職業，懷著純真的忠誠之情，竭盡自己的心力智慧，擔任這個無比重要的職位。但是，到了羅馬帝國司法制度的衰敗時期，法律人員的普通陞遷都充滿種種徇私苟且的現象。這項高尚的技藝在過去被視為貴族的神聖遺產，現在卻落入剛剛拋掉奴隸身份的自由人和平民之手，他們不是憑著專門技能，而是靠詐術在經營一項下流的罪惡業務。有些惡訟師設法探求別人的隱私，目的是要挑起不和，引起訴訟，使自己或同夥有機會大撈一筆。還有一些人關在房中，擺出法律專家的架勢，對富有的當事人把無關緊要的細節說得眼花繚亂，就連簡單的事情也弄得真相不明，或者故意添油加醋，把絕無道理的訟案說得頭頭是道。這些律師組成外表體面的眾所周知的特殊階層，放言高論的腔調充斥著整個法庭。他們對公正的名聲不感興趣，其中大多數就法律的指導而言，被人稱為無知的土匪。他們把當事人帶進一個浪費、拖沓和失望的迷宮，然後，經過幾年無聊的折磨，當事人的耐心和財產即將消耗殆盡，最後便被一腳踢開。


 八、軍事組織的調整和改革及對後世的影響(330—334 A.D.)

奧古斯都所運用的政府組織策略，授予總督全部的統治權力，尤其在皇帝直轄的行省更是如此。地方大員們無論平時或戰時，按照個人的作為獲得獎勵或接受懲處，他們既要能穿著文官的袍服在法庭治民，也要能全副鎧甲率領軍團出兵征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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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稅賦的徵收、法律的執行和軍事的指揮上，享有至高無上的大權，所以只要個人的忠誠產生問題，所統治的行省也會涉入謀叛的活動，雖然如此，這種組織和用人的策略還是很少改變。從康茂德臨朝到君士坦丁統治，將近有100名總督運用各種方式，打出反叛的旗幟，其中有些人獲得了成功，但是在君王猜忌和殘酷的作為下，更多的無辜者受到冤枉，涉嫌者也牽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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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士坦丁為了確保王權的穩固和帝國的平靜，不受掌握地方大權的臣屬的威脅，決定把領軍和治民的權責分開，一勞永逸解決帝國的隱憂，以往雖然也曾實施，但都是一時的權宜做法。

禁衛軍統領在過去掌控帝國的軍隊，現在把軍事指揮權轉移到主將的手裡。君士坦丁設置步兵和騎兵兩位主將，位階都是「特勳階」的侯爵，平時負責部隊的訓練和紀律，戰時無論軍隊是由步兵或騎兵編成，都由這兩位主將共同指揮。等到帝國劃分為東西兩部，主將的人數也就倍增，後來又將負責萊茵河、上多瑙河、下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四個邊區的將領，按照同樣的位階和頭銜區分指揮權責，防衛帝國的任務交付給八位步兵和騎兵主將。在主將下面又設35位軍事指揮官，配置在各行省，其中3位在不列顛、6位在高盧、1位在西班牙、1位在意大利、5位在上多瑙河、4位在下多瑙河、8位在亞細亞、3位在埃及、4位在阿非利加。他們的位階通常是伯爵或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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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所表達的含義，跟現代語言所表示的意義並不一樣，在使用時會讓人感到奇怪。但是要知道這是運用拉丁文所產生的訛誤所造成，一般他們對軍事首長都用第二種稱呼，也就是說各行省的軍事指揮官全都是「公爵」。其中不到十位享有更尊貴的地位，他們的位階是「伯爵」，這不僅是榮譽名銜也顯示其深受君王器重。「伯爵」的名銜由君士坦丁的宮廷所授予，服飾可以著金帶以示區別，而且俸給非常優厚，可以用來維持190名下屬和服務人員及158匹馬。

各級將領奉有嚴格的規定，禁止干涉民政，尤其是司法和稅務，但是軍事指揮和部隊有關事項也獨立於文官系統之外。君士坦丁在這個時候，對教會階層給予合法的制衡，使得羅馬帝國在民事和軍政方面獲得良好的平衡。由於這兩個部門的利益發生衝突，而且雙方的行事原則大相逕庭，經常會引起爭執，造成不和，有的地方對帝國是產生好處，但是也會帶來有害的影響。當然行省的將領要與總督聯合謀叛引起動亂，確實是很困難，可也別期望他們能齊心合力服務帝國。等到有事時，軍方遲遲不發兵救援，而且行政部門也不願向軍方低頭。部隊沒有接奉命令，也沒有糧草的支援，經常是留在原地待命，把國家的安全置之不理，讓毫無防衛能力的民眾，任由憤怒的蠻族去蹂躪。君士坦丁的分權，使國家喪失進取的活力，但也確保君王的長久統治。

提到君士坦丁，還有一件革新之舉應加以譴責，革新的結果是斷喪軍隊的紀律，使帝國陷入淪亡的局面。在他與李錫尼爭奪天下並贏得最後勝利之前，有19年的時間不顧帝國的安危和人民的福祉，全副力量投入內戰。敵對的雙方為了逐鹿羅馬世界，把防守邊疆的兵力大部分抽調一空，各方控制地盤內的大城市，像帝國的邊界一樣，駐紮數量龐大的軍隊，把自己的同胞視為絕不饒恕的敵人。等到用國內守備部隊平定內亂以後，戰勝的君王缺乏智慧和毅力以恢復戴克裡先嚴格要求的軍紀、制裁帶來致命影響的放縱行為。這種習性的養成，在於過分溺愛部將以及軍事制度不彰所致。君士坦丁統治期間，宮廷掌握的部隊稱為內衛軍，還有負責守衛邊疆的部隊稱為邊防軍，這兩種軍制差別很大，為此訂出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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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衛軍的待遇較高而且能享受特權，除非是應付緊急的戰爭狀況，平時駐紮在寧靜無事的行省，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興建軍營，運用高壓手段實施軍事統治。士兵日久頑生，逐漸忘懷軍職應該具備的素養，過著紙醉金迷的平民生活，不是自甘墮落去從事小本行業，好賺取蠅頭薄利，就是無所事事，整天在浴場和劇院打混度日，完全失去積極進取的活力。部隊變得不重視軍事操練，只知道講究飲宴和穿著，他們平素的作為讓帝國的臣民感到畏懼，等到蠻族大軍壓境，則表現出畏戰的怯懦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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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裡先和他的同僚，沿著大河興建的堅強的防線，現在不是疏於工事的保修和維護，就是缺乏守備的決心和勇氣。邊防軍表面上還保持原有的數量，可以負起守備的任務，但是他們的戰鬥精神已經惡化到屈辱不堪的地步，只要有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戰，這些困難和危險就會全部暴露出來。尤其是他們的薪給和恩賜只有內衛軍的三分之二，更是讓人憤憤不平。甚至就是特種部隊和軍團，雖然待遇已接近內衛軍的水平，但是在榮譽的稱號方面，不及內廷部隊受到君主的寵愛，難免心存芥蒂。君士坦丁一再對邊防軍發出嚴厲的威脅之辭，說他們要是膽敢變節叛亂，或者縱容蠻族入侵，分享掠奪的戰利品，就要派大軍鎮壓，嚴懲不貸，但是這些都無成效可言。之所以會不斷發生災禍，主要是由於當政者的作為欠當，用不公正的嚴厲手段無法解決問題。雖然建立功勳的君王費盡心血，致力於恢復邊疆守備部隊的實力和數量，但是君士坦丁輕率而軟弱的施政作風對帝國造成了致命的傷口，使得民不聊生，國力凋敝，這一惡劣影響一直延續到帝國最後發生分裂為止。

在位者畏懼有實權的將領和部隊，同樣採用怯懦的策略，打散戰力集中的單位，貶黜有軍事才幹的官員，認為愈是軟弱無能的部屬愈會聽命服從，以至於有幾位君主心存這種想法，採用各種制度來推展，尤其君士坦丁更是如此。軍團因百戰功高產生狂妄的驕氣，自認有實力可取而代之，戰勝者的營地經常成為反叛的溫床。自古以來，軍團從建立開始就保持著6000人的兵力，一直到戴克裡先當政，每一個軍團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上，都是戰爭勝利的寵兒，光耀奪目佔有一席之地。不過數年之後，這些巨大的戰鬥體減縮到人數極為薄弱的地步，舉例來說，七個軍團加上一些協防軍，部署在阿米達城抵抗波斯人的圍攻，整個守備部隊加上不分男女的居民，還有逃離鄉村的農夫，總數一共不到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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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事實和一些證據，相信軍團部隊的編制和有關的戰鬥精神和紀律，全部出於君士坦丁的決定。雖然保有原來的番號和榮譽，但是軍團的步兵只有1000人或500人，過去很多單獨執行任務的分遣部隊，經常發生謀叛事件，現在感到實力微弱不敢輕舉妄動，就是一旦生事也容易加以制止。君士坦丁後續各帝，沉溺於誇大炫耀的心理，發佈的作戰序列有132個軍團，銘刻在官兵總名冊上，以顯示帝國實力舉世無雙。這些部隊將減編以後剩下的人員，還要再分配到幾百個步兵支隊和騎兵分隊。數量極為龐大的兵員、番號和旗幟，確實令人生畏，也可以看出各個不同的民族齊心效忠帝國。羅馬民權伸張的共和國時代，軍隊之所以戰無不勝，全在於力求簡約務實，雖然留下的痕跡很少，但是在雙方交戰之際，羅馬軍隊的嚴陣以待和亞洲國家的烏合之眾，成為強烈的對比。一位愛好古物的考據家，只要勤於爬梳，就可從《職官志》中找到很多羅列的項目；但是歷史學家要想讓自己滿意，一定要進行深入的探討。根據查證的各種相關資料，我們知道君士坦丁後續各帝在位時，帝國的邊疆有大軍防守，常設的駐地和派遣守備部隊的位置，一共有583處，總兵力有64.5萬人，數量之龐大不僅遠超古代的需要，就是以後的朝代也無法達到當時的規模。


 九、尚武精神的喪失及蠻族進入帝國軍隊(330—334 A.D.)

基於社會的狀況各異，軍隊的徵集出於不同的動機。蠻族勇武無知為天性好戰所驅使，共和國的市民受強烈的責任心感召，國君的臣民受到榮譽感的鼓勵尤以貴族為然，但是一個凌夷式微的帝國，那群生性怯懦而習於享受的居民，不是為了圖謀利益才會在軍隊服役，就是受到嚴刑峻法的逼迫不得已而為之。羅馬帝國的政府，因為軍費支出的增加，對軍隊不斷的賞賜，以及為了收攬人心和浪費放縱所設立的各種新名目，使得財源日漸枯竭，但是對行省的青年而言，他們投身於危險而困苦的軍事生涯，這些增加的待遇是必要的補償。

徵兵的身高標準已經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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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身為奴隸，在心照不宣的縱容下也進入了各個軍事階層，絲毫不受歧視和排斥。但即使如此還是無法克服當前的困難，獲得符合標準而足夠的志願服役兵員，逼得皇帝不得不採用更為有效而高壓強制的措施。為了獎勵士兵勇敢殺敵，對退役榮民授予土地，從現在起附加條件，包括最早給予領地所有權的人員在內，他們的兒子要想獲得繼承權，必須在軍中服役一定年限，從成年開始就要履行責任，凡是膽怯逃避者均給予嚴懲，不僅喪失榮譽和財產，有時甚至連性命都不保。
[103]

 但是退役榮民之子每年人數有限，不能滿足服役兵員的需要，經常需要從行省辦理徵集，政府當局對不願服役的及齡役男，同意他們有選擇的餘地，
[104]

 要求每位地主如果不是自行從軍，就得找到替代人員，再不然就支付巨額罰款以獲得免役。這種金額在降低以後，還要42塊金幣，對志願從軍人員而言真是高得離譜。士兵這個行業確實令人生畏，耽於安逸的羅馬人在心理上已無法適應，意大利甚至行省有很多年輕人，為了逃避兵役的壓力，將右手的手指切除。這種奇特的自殘行為變得非常普遍，在法律上遭到嚴格的取締，
[105]

 在拉丁文的詞彙中有特定的用語。
[106]



選用蠻族進入羅馬軍隊的現象，變得日益普遍而且需求殷切，但也帶來致命的危機。剽悍大膽的西徐亞人、哥特人和日耳曼人，樂於戰陣之事，發現保護行省比搶劫能帶來更大的利益，他們投身行伍，不僅加入由族人組成的協防軍，甚至自行編組軍團，還有的則進入威名遠播的內衛軍部隊。等到蠻族自由混雜在帝國臣民之中，逐漸明瞭狀況，對當地的習俗和生活方式產生輕視，也開始模仿文明社會的權術手段。羅馬人的知識使他們對蠻族保持有利態勢，能夠支持帝國的偉業，雖然日趨沒落尚能相安無事，而羅馬的驕傲取決於蠻族的無知，等到蠻族獲得知識達到對等的條件，也就對羅馬失去原有的尊敬之心。蠻族士兵只要展示出軍事才能，毫無例外能升任更高階的指揮職務，可以擔任軍事護民官、伯爵、公爵，甚至獨當一面的將領，即使祖先是外國人，也無須自慚身世加以掩飾。這些將領即使受命發動戰爭對付自己的族人，也會受到信任，他們寧受效忠誓言的束縛而非同種同源的血統。然而他們也難免犯下通敵罪行，或是受到猜疑，為的是邀集敵人進犯掠奪，而在退離時坐地分贓。大軍的營地，以及君士坦丁子孫的宮殿，都受到他那大權在握的黨羽法蘭克人的統治。法蘭克人非常合作，也十分熱愛自己的國家，要是個人受到冒犯等於是國家受到侮辱。

當暴君卡利古拉想將執政官的紫袍授予他所鍾意的人選時，就褻瀆神聖傳統的程度而言，將這個對象換成一匹他心愛的馬，或換成日耳曼和不列顛最高貴的酋長，兩者受到的非難不會有什麼差別。三個世紀的變革，使人民不再抱殘守缺，固執成見。君士坦丁公開核定要把執政官的榮譽授予蠻族，等於是給他的繼承人開了先例，因為這些將領的功勳和服務，夠資格升到羅馬人的最高階級。
[107]

 但是身經百戰的老兵，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對於法律不僅無知而且輕視，無法勝任文官的職務，使得他的權位與軍職的才能不兼容，這就會造成大權旁落的現象。希臘和羅馬共和國有成就的市民，他們經由學習的過程，能寫能讀，可以發揮個人的才能和進取的精神，具備適合於法庭、元老院、軍營和學校各種不同職位的特質。


 十、主要宮廷大臣的職務及其權責(330—334 A.D.)

總督和將領總是遠離朝廷，在各行省和軍隊中行使代表皇帝的權力。除此之外，皇帝把更為親近的七位侍臣加封為「特勳階」，完全依據他們的忠誠，分別委任他們負責有關皇帝個人安全、劃策獻計和財產管理的事務。皇宮中皇帝的寢宮由一名受寵的宦官掌管，按當時的稱呼叫作侍寢大臣，他的職責是侍候皇帝處理國事或娛樂，留在皇帝身邊就可以狐假虎威，顯得有幾分光彩。皇帝要是有資格統治天下，他的寢宮總管(原應如此稱呼)一般都是能幹而且身份低下的僕從；而一位機靈的僕人善於處理偶爾不應聽到的機密，就是沒有多大天分，在無形之中也可以爬升到很高的地位。很多官員有高明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也不一定能有這種機運。狄奧多西的幾個孫兒墮落而又荒唐，從來不接見臣民，受到敵人的藐視。他們竟把侍寢大臣的地位提高，超過宮廷中其他一切主事的大臣，甚至這位宦官的副手也服侍在皇帝身邊，成為大批體面奴隸中的頭號人物，在皇帝看來應當比埃及或亞細亞「卿相階」的總督更要高一等。侍寢大臣的司法權是得到內廷伯爵或稱監督官的認可，他的兩大職權範圍是管理皇帝豪華的服飾和奢侈的飲食。
[108]



重大公共事務完全交付給御前大臣
[109]

 ，憑著他過人的勤勞和才能去處理。他是宮廷職位最高的行政官員，負責檢查「民政和軍事學習院」的紀律，接受來自帝國各地的上訴，其中有些案件與大批特權人物有關。這些人在宮廷裡服務，認為自己和他們的家屬可以拒絕接受一般法庭的裁決。皇帝和臣民之間的通信聯繫由國務大臣負責，他的手下有四個辦公室，其中第一個負責皇帝的起居注，第二個負責書信，第三個負責請願書，第四個負責文獻和各種法令、法規。每個辦公室都由一名屬於「卿相階」的地位較低的長官管轄，四個辦公室的工作共由148名秘書分擔。這些部門要處理各種各樣內容複雜的報告或文獻資料，大部分是從法律工作人員中挑選出來，還破例任命了一位希臘語的秘書，這在過去被認為是有失羅馬帝國尊嚴的做法。為了接待來自蠻族的使臣，還任命幾位通事。現代國家極為重視的外交事務部門，當時卻很少引起御前大臣的注意。在他的觀念裡，帝國的驛站和軍械庫才是特別值得關心的重點。帝國生產軍械的城市有34座，15座在東部，19座在西部，在這些城市設有工廠，長期僱用工人，生產各式各樣防禦性的鎧甲、攻擊性的武器以及軍用投射機具和器械。這些裝備一般都先儲存在軍械庫，有的也直接送往部隊分發運用。

在長達9個世紀的過程中，財務官的職位經歷了重大的變革。早期的羅馬每年都由人民選舉2名較低階的行政官員，減少因執政官親自管理國庫而引起的非議，
[110]

 同時對執掌軍隊指揮權的執政官或行省管理權的代行執政官，配屬類似名義的助手。隨著帝國領土的逐步擴大，原來2名財務官逐漸增加到4名、8名、20名，在某一短期內甚至有40名之多。
[111]

 許多高貴的公民最大的野心便是取得這個職位，然後就能在元老院出任議員，得到這個晉身之階，以後才能獲得共和國的榮譽，所以擔任財務官是每個人最正常的期望。奧古斯都一方面極力表示支持自由選舉，可他同時又認同自己擁有每年可以在元老院推舉部分候選人的特權。他常常從表現出色的青年中挑選一位，在元老院會議上宣讀他的演說或書信。奧古斯都這種做法被繼任的皇帝模仿，臨時性的委託竟然演變成為固定的職位。受到青睞的財務官具有嶄新而引人注目的性質，終於能擺脫按年資晉陞的限制。
[112]

 由於他代替皇帝草擬的演說
[113]

 具有絕對法令的力量，後來更具有法令的形式，於是他便被認為是立法權力的代表、議會的發言人和民法條例的原始出處。他有時被邀請去與禁衛軍統領和御前大臣一起參加帝國的最高司法會議；還經常接受下級法官幫忙解決疑難問題的請求。但是他並不需要負責管理雜亂的事務，有足夠的時間和才智去培養雄辯的口才，儘管這種品位和語言的運用已日趨衰落，卻仍能使羅馬法律保持莊嚴的氣概。在有些方面，帝國財務官與現代司法官的職務很相似。雖然不識字的蠻族似乎使用大印，但皇帝頒布法案時卻沒有引進這種做法。

帝國的財政大臣被加上非常奇特的稱號「神聖賞賜伯爵」，用意是讓人感覺到每一項支出，都是靠著君王的慷慨解囊。一個腦力再好的人，對於龐大帝國的行政和軍事部門每年和每天無數的開銷，也弄不清楚其中的詳細情況。事實上為了管理賬目，僱用分屬十一個不同辦公室的好幾百人，按照專業分工檢查和監督各自負責的工作，在人數方面，總會有日益增多的趨勢。所以很多次想要實施大規模的裁員，把無用的多餘人員打發回家，特別是那些原有很好的工作，偏偏要想盡辦法鑽進收入豐厚的財務部門的人。帝國共有29個行省稅務官，其中18個人都和國庫司庫大臣一樣被加以伯爵頭銜。司庫大臣還把自己的司法權力擴展到各個開採和提煉貴重金屬的礦場、把金屬鑄造成通用貨幣的鑄幣廠，以及最重要城市中為國家急需儲備各種財寶的金庫。司庫大臣監管帝國的外貿活動，控制所有毛、麻織品的生產工廠以及生產的工序，包括紡紗、織布和染整，這裡主要的工作由大群奴隸身份的婦女負責，生產的產品供應軍隊和宮廷使用。這樣的工廠在引進紡織技術較晚的西部，就可以列舉出26座，因而在工業發達的東部各行省，這樣的工廠會更多。
[114]



專制君王可隨心所欲徵收和支用國家的歲入，此外，皇帝本人就是極為富有的公民，擁有範圍廣泛的產業，需任命一位伯爵或內務大臣負責管理。這些財產中一部分是早先的國王或共和國的地產，也有若幹得自於世代穿著紫袍的家族，但絕大部分的來源很污穢，靠沒收和侵佔他人財產。皇室的產業遍佈於從毛裡塔尼亞到不列顛的各行省中，而卡帕多細亞土地肥沃，使得君士坦丁要把全地區盡量圈為己有，因而這位君王和繼承人抓住機會，利用宗教熱忱來掩飾貪婪行為。他們取締科馬納最富裕的神廟，儘管戰爭女神的祭司長曾維護過在位親王的榮譽，但皇帝還是把大片獻給神明的土地全歸為私有，毫不考慮上面住著信仰戰神
[115]

 的6000居民和奴隸。這塊土地上，居民本身沒有價值，但是從阿格萊烏斯山到薩魯斯河廣闊的平原上，大量繁殖著聞名於古代世界的好馬，它們有著神駿的體態和飛一般的速度。這神聖的動物被供應於宮廷，或用於帝國的賽車活動，故特別制定法律加以保護，民間的主人都不得有違反規定的行為。
[116]

 卡帕多細亞的產業非常重要，特派一位伯爵監管
[117]

 ，帝國其他地方則由低階官員負責。到處都有司庫大臣的副手管理私產以及公共財產，各自獨立行使他們的權力，有時甚至可以控制行省的官員。

出於保護皇帝人身安全的目的，經過精心挑選的騎兵隊和步兵隊由兩名內廷伯爵指揮。官兵的總數是3500人，分為七個教練隊或分隊，每隊500人，光榮的任務在東方幾乎全部由亞美尼亞人擔任。每當舉行公共紀念活動，部隊便會排列在皇宮的庭院和柱廊，高大雄偉的身軀、嚴肅寂靜的紀律、持用金銀鑲嵌的兵刃、盛大的軍容表現出羅馬帝國的威嚴。從這七個分隊中再挑選出兩隊騎兵和步兵擔任貼身衛士，只有最優秀的士兵才有希望獲得這種特殊的榮譽。他們騎馬在內廷值勤，有時還會被派到行省，迅速有效地執行主子的命令。
[118]

 內廷伯爵有的後來升為禁衛軍統領，與統領一樣，他們都希望經由服務皇宮進而能夠指揮軍隊。


 十一、告發成風及濫施酷刑的狀況(330—334 A.D.)

羅馬帝國修築道路及建立驛站，使朝廷與各行省之間來往方便。但這些設施有時卻被濫用，造成令人難以忍受的弊端。總共僱用了兩三百名信差，在御前大臣底下工作，負責通報每年當選的執政官名冊、皇帝的詔書或戰爭得勝的消息。這些人後來向君王報告他們所知的行政官員或普通公民的所作所為，因而成為君王耳目，給人民帶來莫大禍害。軟弱無力的統治必然產生有害的影響，他們的人數增加到一萬人之多，並且完全不顧再三告誡他們的法令。他們把有利可圖的驛站業務，變成掠奪性的壓搾工具。這些經常與皇宮有聯繫的信差，在能得到好處和獎勵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發現在進行中的陰謀，到處打探暗藏的不滿以及打算公開叛亂的準備活動。他們裝出神聖不可侵犯的態度，戴著熱愛國家的面具，掩蓋對真理正義的踐踏和對犯罪惡行的歪曲。他們可以把誣陷的毒箭，隨意對準真正有罪者或清白無辜者的胸膛，只要這些人惹他們生氣，或是不肯花錢消災。不論是出生在敘利亞還是不列顛的忠誠臣民，都有被戴上腳鐐手銬，拉到米蘭或君士坦丁堡法庭的危險，都要面對告密者罪惡的誣陷，為自己的身家性命進行辯護。要是按照當時採取的法律程序，只有絕對的必要才能容許辯解，如果定罪的證據不足，可以隨意使用酷刑，使被告再也難逃法網。

審判委員會是罪惡的淵藪，這種實驗性質的做法，會造成誤導，帶來很大的危險，古羅馬的司法界雖允許它的存在，但並未得到公開承認。羅馬人只將這種血腥的審判過程用在奴隸身上，那些傲慢的共和國人士對奴隸的痛苦根本視若無睹；如果沒有確鑿的犯罪證據，他們絕不會同意對公民的肉體任意折磨，因為這是神聖的權利不可侵犯。
[119]

 要是研究一下提比略到圖密善這些暴君的歷史，裡面詳細記載許多濫殺無辜的情況，但是，只要國民的自由權利和榮譽思想還能發揮影響力，一個羅馬人即使面臨死亡的威脅，也不可能受到屈辱性的酷刑。
[120]

 當然，對各行省的行政官員而言，他們的行為不為羅馬的準則所約束，也不必遵守羅馬人民嚴格的信條；他們不僅使用酷刑對付東部暴君統治下的奴隸，還施加在馬其頓人身上，這些人民過去只服從受憲法制約的君主。就是靠自由經商而興盛起來的羅得島人，以及維護並提高人性尊嚴的雅典人，也都逃不掉酷刑的威脅。由於省民無力反抗只有默許，使得各行省的總督獲得了隨意使用殘酷刑具的權利，一開始是強迫流浪漢或平民罪犯承認所犯的罪行，逐漸發展到完全混淆階級的區別，踐踏羅馬公民的基本權利。臣民基於恐懼心理只有請求頒布性質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非常願意實施這些保護辦法，實質上是變相容許使用酷刑，等於合法授權不必有任何忌憚。豁免令的範圍在於保護所有屬於「特勳階」和「卿相階」的人士、主教和屬下的長老、講授人文科學的教授、軍人和他們的家屬、市府官員和他們三代以內的子女，並保護所有未成年的兒童。但是，帝國新設立的司法制度卻又加進一條致命原則，只要涉及叛國罪，其中包括經過律師的羅織，證明被告對皇帝或帝國懷有敵意，
[121]

 一切特權便全都無效，所處的地位一律變得同樣可悲。皇帝的安全比公理正義和人道考慮更為重要得多，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即使是老人的尊嚴和青年的無知，都同樣受到最殘酷的懲罰。受到告密者惡意的檢舉，被指控為犯罪活動的同謀，所提出的犯行完全是憑空捏造，這樣的恐懼像利劍一樣，永遠懸掛在羅馬世界主要公民的頭頂。
[122]




 十二、財產估值詔書的運用和繳納貢金的原則(330—334 A.D.)

上述弊端不論多嚴重，都只限於少數羅馬臣民，他們無論是因先天繼承還是個人機運而獲得財富，勢必都會引起君王忌妒，所處情況雖危險，但因能獲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干補償。數百萬升斗小民，對君王的畏懼並非在於其暴虐而是貪婪，他們無法過與世無爭的生活，因為稅賦太重；有錢的財主還能忍受，但貧窮階級根本無力負擔。一位有見識的哲學家，他認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決於政府徵稅的原則和手段。同時他不諱斷言，按照自然界的不變法則，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負擔的稅賦就會增加，反之，處於被奴役地位的人的稅賦就會成比例地減少。但這種論調，像是無視於專制政體給人民帶來的不幸和災難，至少我們可以用羅馬帝國的歷史加以駁斥，在位的君王不僅剝奪元老院的權勢，同時還搜刮行省的財富。商品的各種關稅和消費稅都沒有廢止，在難以覺察的狀況下，全轉嫁到買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後續各帝的稅收政策，採用簡單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專制政府的精神。

財產估值詔書
[123]

 的源起是為了能正常地徵收羅馬人的貢金
[124]

 ，後來成為中古世紀編年史的主要參考資料。皇帝用紫色墨水親自簽署這份極為重要的詔書，在9月1日前兩個月，頒發給每個行政區的主要城市。「財產估值」這個詞，要是用很簡單的概念來表示，就是依據預先推算出來的貢金數額，要求每年在指定的期限內繳納。一般估算的供應量，繳交的比例要視實際需要和預判需求的狀況而定，但經常是支出超過稅收，或者是稅收在經過計算以後發現有短缺的現象，就在超量財產估值的名義下增稅，強加在人民的身上。把徵稅這一行使統治權最重要的功能，交給禁衛軍統領來執行，在某些狀況下，禁衛軍統領會用這些稅收來供應公共服務的緊急需要，或是預作準備。這些法規(有很詳盡而且錯綜複雜的細節部分，要加以追述實是過於冗長)的執行，主要分為兩個步驟：根據徵收對象的構成決定應收的額度，也就是對羅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個人，進行賦稅的評估；接收個人、城市和行省分別呈繳的額度，累積起來解交皇家金庫。但是由於君主與臣民的賬目不斷地被分開，以及先前預計的稅額隨著需求的改變而不斷更新，龐大的財政機器在同樣理由的推動下，年復一年地發生變革。

稅收對行政部門而言，極為緊要也特別受重視，需要行政長官和行省的代表發揮最大智慧去執行。然而一群下級官員卻忙著爭權奪利，有的後台是帝國的財務大臣，有的是行省總督派出的人員，由於管轄權很複雜，難免引起派系之間的衝突，為了奪取魚肉人民的肥缺，雙方經常發生爭執。工作勤奮的官員只會引起嫉妒和責怪，他們把費用和危險全部強加在「里長」的身上，這些人構成城市地方團體的主幹，皇家法規有嚴厲的條文，責成他們讓民間社區承受應有的負擔。
[125]

 帝國全部的地產(不包括國君的世襲產業)都是徵稅的項目，每位新購買土地的人都要承受原地主的納稅義務。一次精確的人口普查，或者可以說是土地測量，是唯一最公平的方式，它能求出適當的比值，以確定每位公民對公共服務所應盡的責任。經由廣為人知的財產估值期限，我們有理由相信像這樣一個困難而又費錢的作業重複一次的週期是15年。行省派出測量官來丈量土地，有關土地的性質，無論是耕種農地還是放牧草地，是葡萄園還是樹林，都要很仔細地加以記錄，要按照5年的平均產值來估算它的價格。報告裡把奴隸和牛只的數目被視為最主要的部分，地主據以宣誓，保證一切都真實無虛。經過嚴格的檢查，如果發現有偽造作假或試圖規避執法人員的意圖，都被當成重刑犯予以處罰，而且是叛逆和褻瀆雙重罪行。

貢金大多用貨幣支付，帝國流通的幣值中依法只接受黃金，其餘稅款由每年的財產估值詔書決定其支付比率，要求供應的方式非常直接，也更難忍受。按不同土地的性質和產品，各種項目像葡萄酒或油、穀物或大麥、木材或生鐵，省民用勞力或費用支付，運送到皇家倉庫，根據宮廷、軍隊、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兩大都城的使用狀況，再加以分配。財稅委員經常要辦理大宗採購，嚴禁他們進行任何賠償行為，不得接受與徵收與實物同價格的金錢。初期小社區的環境很單純，可用這種方式徵集人民自動奉獻的物品，但一旦處於操控極度嚴苛的狀況下，就有可迴旋的餘地。在一個貪污腐化和絕對專制的君主政體中，高壓權力和欺騙技巧永遠在鬥法。
[126]

 羅馬行省的農業已逐漸凋敝，在君主專制的過程中，國家的宗旨趨向於背離「以農立國」的原則，使臣民失去支付現款的能力，皇帝只能靠著清除債務和減免貢金來贏取民心。坎帕尼亞是肥沃而富裕的省份，羅馬在此贏得最早的勝利，也是權貴退休後養老之處。按意大利新的行政劃分，在大海和亞平寧山脈之間，從台伯河延伸到錫拉魯斯河的區域，在君士坦丁死後60年內，實際測量出有33萬英畝土地因荒廢和棄耕而獲免稅，幾乎占行省總面積的八分之一。此時尚無蠻族蹤跡，但這種令人驚異的荒蕪程度，在法律上已登記有案，這要歸因於皇帝的施政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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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丁稅的實施和對通商貿易造成的影響(330—334 A.D.)

無論是基於策略或出於偶然，徵稅方式像是要將田賦歸並在丁稅
[128]

 內，政府把解交金額分配給各行省，用繳納貢金人口數和應繳稅款總數來表示。後者往往取決於前者，如果後者的數量極多，那麼這個行省的貢金就很可能位於諸行省之首。丁口就是負擔貢金的人頭數，每個人頭按比率得到定值稅額，此定額不僅要被普遍接受，也是法定的算定值。一個負擔貢金的人頭，因意外事件影響和整體環境變化，所代表的身價經常會變動。有很多奇特狀況被當作知識而得以保存，最重要的一個案例，是有關羅馬帝國最富裕的行省，同時也是現在歐洲最光輝耀目的王國。君士坦提烏斯貪婪的大臣刮光高盧財富，每個人頭每年的貢金是25個金幣，接位的皇帝推行仁政將丁稅減到7個金幣。在極端剝削和暫時施惠之間尋求一個合理比率，丁稅應定為16個金幣，大約等於9英鎊，這才是高盧徵稅的正常標準。
[129]

 但這種計算對有心人而言，很容易能夠通過推論聯想到兩個困難，就是大家對丁稅的力求平等和懲罰嚴厲性感到震驚萬分，對其稍加解釋也許可以令我們對有趣的帝國式微的財政狀況有所瞭解。

其一，只要財產的劃分出現不公平的狀況就會引起不滿，這是人性不變的法則。由於稅收的評定應完全平等，其中絕大部分的人會被剝奪生計，此即羅馬丁稅的原則。但在執行時，人們卻感覺不出不公平，主因是貢金乃根據實況來繳納，不是以個人為單位來徵收。幾位貧窮的市民可合組成一個人頭，共同分擔稅款，而富有的省民依據財產，可負擔好幾個名額的丁口。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生活在統治高盧最有成就的皇帝的時代，他曾提出最富詩意的要求，把自己負擔的貢金，比擬為希臘神話裡的怪物革律翁
[130]

 ，懇請赫拉克勒斯大發慈悲，砍掉惡龍的三個頭好拯救性命。西多尼烏斯是極為富有的詩人，他都不斷提到這個問題，我們的腦海裡可以浮現出許多高盧貴族像死去的海德拉(Hydra)
[131]

 一樣，長著100個頭，軀幹伸展到整個國土，吞食著數以百計的家庭的景象。

其二，就高盧丁稅平均值而言，每年的額度是9英鎊，我們可拿來與當前國家
[132]

 的狀況作比較。現在法國被專制君王統治，有一群勤勉、富裕和熱情的人民，要想達成目標，還有相當的困難。法蘭西的稅收並沒有因恐懼和奉承而加以誇大，不至於超過年度總額1800萬英鎊，由2400萬居民來分擔。
[133]

 其中只有700萬人是有能力的父親、兄弟或丈夫，此外都是不用納稅的婦女和小孩。每個負擔貢金的臣民有相等的比率，每人不會超過50先令(20先令為1英鎊)。但他們的祖先高盧人正常繳納的稅金，反而要高出四倍之多。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差異，不全在於金銀的缺乏或富足，而是古老高盧和現代法國的社會狀況有很大差別。如果國家的每位臣民都有基本的自由權利，龐大的稅額就會由全體人民來分擔，不論是征自財產或消費。

古老高盧的大多數土地，跟羅馬的其他行省一樣，都是由奴隸耕種，農民受束縛的狀況與嚴苛的奴役制度沒什麼差別。主人享受勞力的成果，大多數人處於貧窮狀況，任何市民只要擁有相當財產，或過著溫飽的生活，就會名列貢金名單上。這部分的人雖少，但很合理地要負擔更大比例的丁稅。這種主張的真相可用以下例證說明：埃杜伊人是高盧最有勢力和最進步的部落或城邦，據有廣大的區域，現在包含大約50萬居民，隸屬奧頓和訥韋爾兩個主教轄區
[134]

 ，等到增加沙隆和馬孔以後，
[135]

 人口總數達到80萬人。在君士坦丁時代，埃杜伊地區提供2.5萬個人頭數的丁稅，由於這一地區的人民無法忍受貢金的重擔，君主將人頭數再減少7000個。剛好出現與明智的歷史學家所提出的見解相類似的情形，也就是有自由權利和繳納貢金的市民沒有超過50萬人。政府行政在正常狀況下，每年支出大約是450萬英鎊，雖然看起來每人分擔了超過正常四倍的稅額，但皇帝直屬行省高盧的徵稅，只是法國現在稅收的四分之一。在君士坦提烏斯橫徵暴斂下算出來是700萬英鎊，在尤里安仁慈或明智的統治下則減到200萬英鎊。

地主深受其害的丁稅，自由市民中富有而數量龐大的階層卻可以逃避。為了分享來自技藝和勞動，或存在於貨幣和商品中的財富，皇帝把分開計算且是個人的貢金，強加在臣民有關貿易的主體上。雖也有免稅措施，但對時間和地點都有嚴格限制。像是允許地主出售自己土地的產品，對於自由行業者經過批准給予某些特權，但與商業有關的各方面，都因嚴格的法律規定而受到很大影響。亞歷山大裡亞有地位的富商，從印度進口寶石和香料供西方世界使用；放高利貸的人從金錢的利息中，謀得的不勞而獲的可恥收益；手藝精巧的製造商、工作勤勉的匠人，甚至僻遠鄉村毫無名望的零售商，都要讓稅務人員進入他們獲利的場所。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對不光彩的俸給也甘之如飴，能夠容忍公娼這門行業。這種施用於各行各業的普通稅，因在第四個年度徵收而被稱之為「五年攤捐」。

歷史學家佐西穆斯提到，每當接近這要命的期限，市民無不涕淚齊下，惶恐萬分。稅務人員為達成繳納的金額，運用令人憎惡的不當方式，窮人經常受到鞭笞，才能被評定合於免繳稅款的要求。佐西穆斯帶有熱情和偏見的控訴中提出的證詞，根本無法證明是否屬實，但是從這種貢金的性質可以得出合理的結論，那就是決定配額的方式非常武斷，徵收方法極端嚴苛。商業行為產生不為人知的財富，技藝和勞力的利潤並不很穩定，只能靠著自由心證來裁定財產估值。不像徵收土地稅的狀況，可以用沒收財產的方式獲得欠稅，很少損害國庫的收益。在對商人的徵稅過程中，除了對身體施以懲罰以外，找不到讓他們吐實的更好辦法，就像商人的貿易，不能沒有可見而永久的抵押品一樣。過去用很殘酷的方式對待無能力支付國家稅款的債務人已被證實，卻因為君士坦丁合乎人道的詔書而獲得減輕，例如不允許濫用枷架和鞭刑，準備寬大和空氣流通的牢房作為監禁之用。

普通稅的徵收是出於帝王的絕對權威，但偶爾呈獻的「冠金」，卻仍舊保留原來的名義和民眾同意的形式，這是一種古老習慣。共和國的盟友把他們的安全和能夠獲得解救，歸功於羅馬武力的成就。意大利的城市，為了頌揚勝利將領的功績，裝飾凱旋式華麗的排場，就自動呈獻金冠作為禮物，等到典禮完畢就將其供奉在朱庇特神廟，這是他們未來榮耀的紀念。隨著熱情和諂媚的風氣開始盛行，熱情的捐獻不僅數量增多，尺寸和重量也加大。愷撒的凱旋式禮品豐富，以致巨大的王冠有2822個，總重量是黃金20440磅。深謀遠慮的獨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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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將這筆財富熔化，他認為花在士兵身上比用於神明更能發揮功效。以後的皇帝取法前賢並加以改進，將華麗的飾品換為帝國通行的金幣，將這當作更容易接受的禮物。
[137]



自發的奉獻最後成為欠恩應盡的責任，也不再限於凱旋式的場合，而被認為是君主國的城市和行省得到許可的一種行為，經常伴隨著皇帝紆尊降貴地宣佈即位、出任執政官、皇子出生、晉封愷撒、戰勝蠻族，或者任何能為皇帝在位的記錄踵事增華的實際或假想事件。羅馬元老院的特別賞賜是黃金1600磅，大約6.4萬英鎊；抑鬱的臣民用巧妙措辭加以頌揚，君王把這些無益但蓄意而為的證詞，當成是忠誠和感恩的表示，心滿意足加以接受。
[138]



一個民族若過分傲慢或自憐，都不可能對自己的實際處境做出正確的估計。君士坦丁的臣民覺察不到自身的才智和品德已經日趨墮落，使他們失去祖先所具有的尊嚴；但是暴政的瘋狂、紀律的廢弛以及賦稅的日增，不僅使他們身受其害，而且讓他們對此深感痛恨。歷史學家不懷偏見，一方面承認民眾的確有理由感到不滿，同時也看到可以減輕苦難的有利條件。蠻族風暴轉瞬間會使羅馬帝國的偉大喪失基礎，至今仍被拒止或阻擋在邊境地區。整個地球有相當多的居民，在培育藝術和文學的園地中仍然享受著高雅的社交生活。民政體系的形式、權力和經費能夠抑制囂張跋扈的軍人集團。儘管法律受到特權的破壞和巧辯的歪曲，羅馬司法制度運用明智的原則，依然能夠保持秩序和公正，這是東方專制政體難以想像的事。宗教和哲學對人類產生保護作用。自由權利這個名詞，雖然已經不會使奧古斯都的繼承人感到驚愕，但能夠提醒在位的皇帝，他所統治的國家並不是奴隸或蠻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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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君士坦丁的性格作風 高盧戰爭 君士坦丁崩殂 帝國分由三個兒子統治 波斯戰爭 內戰 君士坦提烏斯獲得勝利(323—353 A.D.)


 一、君士坦丁的性格特質及其行事作風(323—337 A.D.)

君士坦丁遷移帝國的統治中心，對國家的行政和宗教制度進行重大的改革，他到底具有何種性格，一直是人們注意的重點，對這一點的討論引起極大的分歧。基督教徒出於強烈的感激之情，不惜使用推崇英雄甚至聖徒的詞句，來美化這位基督教會的救星；而那些遭到壓制的人群無比憤怒，認為君士坦丁既懦弱又邪惡，把他說成是歷史上最可憎的暴君，他的登基有辱帝國的尊嚴。這些不同的看法經過很多世代還能保留下來，雖然程度有所差異，但對於他的為人處世到今天仍有褒貶。只有站在公正的立場，把他那最熱忱崇拜者所不能否認的缺點，和他那不共戴天的仇敵也不得不承認的優點，不懷任何成見綜合起來，才有希望對這位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勾畫出一個正確的形象來，也才能毫無愧色地為史實所接受。但若不能從恰當而明晰的角度，把君士坦丁的統治時期仔細地劃分為幾個階段來加以研究的話，我們馬上就會發現，要想把不協調的色彩混合在一起，將不兼容的性格特點調和起來，最後其所產生的形象很可能像是一個怪物。

君士坦丁有得天獨厚的外表和心靈，身材雄偉、相貌英俊、舉止得體，在男性的陽剛活動中表現出矯健的身手和靈活的技巧。他從少年時期開始，一直到進入老年，始終保持著強壯的體魄，在家庭生活中始終堅持清心寡慾的原則。他非常喜歡參加社交活動，可以隨意地交談。儘管有時會不顧自己高貴的身份，在無法控制之下對人大發脾氣，一般而言，他那待客以禮的態度，凡是接近過的人都會傾心不已。有人懷疑他交友是否真誠，但是從很多情況看來，證明他並非刻薄寡恩、不能同生共死之徒。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這方面的缺失並未妨礙他明瞭知識的重要，在他大力支持之下，藝術和科學還獲得相當的發展。他勤奮處理公務不知疲倦，活躍的頭腦毫不間斷地用於閱讀、寫作、思考、接見外國的使節、研究臣民的疾苦和不滿。即使那些指責他措施不當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具有博大的胸懷和持之以恆的耐心，如此才能規劃出無比艱巨的計劃，確保自己不被學識的偏見和群眾的叫聲所阻撓，並最終能夠將之貫徹完成。他在戰場上能夠把自己的大無畏精神，很成功地灌輸給手下的士兵，指揮大軍的才能已臻完美的境界。他與國外和國內的敵人作戰，獲得輝煌的勝利，應歸功於他的將道，並非只靠運氣而已。他熱愛榮譽，將之看作辛勞工作的獎賞，也是激發積極作為的原動力。

自從他在約克登基那天起，靈魂中的統治激情就點燃了他無可遏制的野心。野心還可能是出於對當前危險的處境、敵手的性格特質、自身高尚的品格、預見自己的成功可以為混亂的帝國帶來和平與秩序的判斷。早在他與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進行內戰時，他這一邊已經贏得人民的好感，人民很自然地將暴君毫無忌憚的行徑，和君士坦丁明智公正的施政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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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若君士坦丁在台伯河畔戰死，甚至在哈德良堡的平原上陣亡，除了這些極少數例外，後人所知君士坦丁的為人可能不外乎如此。但是，他最後一段統治時期(根據同時代的一位作家非常溫和而關懷的敘述)，使他喪失身為羅馬皇帝無愧於後代子孫的榮譽。在奧古斯都的一生中，起初人民看到的是一位毀滅共和國的暴君，後來逐漸變成國家以及全人類的父親。而在君士坦丁的一生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長期受到臣民愛戴和使得敵人喪膽的英雄，卻為自己的運氣所荼毒，或由於赫赫戰功而再也無須掩飾自己的行為，最後墮落成殘暴而放蕩的君主。他統治的最後14年(323—337 A.D.)，所維持的安寧局面，只能說是粉飾的太平，並非真正的繁榮。進入老年的君士坦丁更被兩種彼此對立、但也可以調和的惡行所玷污，就是縱情任性的掠奪和揮金如土的慷慨。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多年累積的財富，全被他揮霍一空。這位征服者進行的各種革新措施，都得大量增加開支，同時各項建設、宮廷用度及慶祝活動的開銷，都要立即大量供應現金；對人民的壓搾，是能維持君王無限制浪費的唯一資金來源。他那些品德敗壞的親信，靠著主子的慷慨大方全都十分富有，還要肆無忌憚地掠奪侵佔和貪污受賄。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雖受到掩蓋，在政府行政機構各部門中，卻已是公開的秘密。大家都能覺察到，皇帝本人儘管仍能獲得臣民順從，卻已漸漸失去他們的敬愛。愈進入晚年，他愈刻意追求穿戴和舉止，使他更為人們所鄙視。傲慢的戴克裡先採用亞洲華麗的排場，在君士坦丁身上顯得軟弱和陰柔。他戴著各種顏色的假髮，是當時的巧匠精心製作的一頂式樣新穎無比昂貴的皇冠，渾身珠光寶氣，還戴著項圈和手鐲，再加上一件像水波拖在後面的絲質長袍，上面繡著金碧輝煌的花朵。這樣的裝束即使穿在年輕又愚昧的埃拉伽巴盧斯身上，也會讓人感到俗不可耐。現在要想從年事已高的君王和羅馬年邁的老兵身上，找到失去的智慧和簡樸，那更是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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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榮和放縱所敗壞的心靈，是不可能昇華為寬宏的氣度，能夠藐視猜忌，大膽發揚恕道的。馬克西米安和李錫尼的致死之道，按照他們身為暴君所習得的原則來看，可以說是命該如此。但是一篇文章提到君士坦丁有損晚年名聲的處決，也可以說是謀殺的客觀敘述，在一些至誠人士心中所能引起的聯想，也只能是：這樣一位皇帝，受到情緒或利益的支配，也會毫不猶豫地犧牲法律的公道和僅存的人性。


 二、君士坦丁處死長子克裡斯帕斯之本末(323—337 A.D.)

君士坦丁終其一生都與好運相隨，飄揚著勝利的旌旗，同時也使他的家庭生活充滿希望和歡樂。那些統治時間漫長，使國家日臻繁榮的前輩，像是奧古斯都、圖拉真和戴克裡先，生前都因沒有後代而深感不安。但是在那個經常發生動亂和變革的時代，不容任何皇室有足夠的時間，讓後裔在紫袍的庇蔭之下茁壯成長。但是，等到哥特人克勞狄獲得皇位，他的弗拉維皇族卻延續了好幾代。君士坦丁本人也把從他父皇那裡繼承來的寶座傳給了他的子息。皇帝曾結婚兩次，出身寒門的密涅維納是他年輕時合法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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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僅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克裡斯帕斯；後來他娶馬克西米安的女兒福斯塔為妻，她生了三個女兒和三個名字相近的兒子：小君士坦丁、君士坦提烏斯和君士坦斯。

君士坦丁大帝的三個胸無大志的兄弟尤利烏斯·君士坦提烏斯、達爾馬提烏斯和漢尼拔利阿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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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沒有實權，但都享受到最高榮譽和巨額財產。三兄弟中最年輕的一位，活著時鮮為人知，死時也未留下後代。兩個兄長都娶了元老院有錢議員的女兒，為皇族增添了新的支派。封為大公的尤利烏斯·君士坦提烏斯，他的兒子以加盧斯和尤里安兩位的名聲最大。後來被封為監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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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達爾馬提烏斯，他的兩個兒子也分別叫作達爾馬提烏斯和漢尼拔利阿努斯。君士坦丁大帝的妹妹安娜斯塔西婭和尤特羅皮婭，分別嫁給出身貴族並具有執政官身份的元老院議員奧普塔圖斯和涅波提阿努斯。他的三妹君士坦提婭的生平事跡和所受苦難，在歷史上享有盛名，她在丈夫李錫尼敗亡後一直寡居；經過她苦苦哀求，結婚所生下的兒子當時才沒有受到牽連，活了一段時間並且保留愷撒的頭銜，看來還有渺茫的繼位希望。在這個弗拉維家族中，除去這些婦女和她們的親眷之外，還有十到十二位男性。按照現代法律術語，應被稱作皇族血統的親王，似乎全應按出生順序，繼承或者輔佐君士坦丁的王位。但是，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這個人數眾多的興旺家族，很快就只剩下君士坦提烏斯和尤里安兩個人，只有他倆在一系列類似悲劇詩人在感歎珀羅普斯和卡第穆斯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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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描述的罪惡和災難中倖存下來。

克裡斯帕斯是君士坦丁的大兒子，也是帝國的指定繼承人，公正的歷史學家都把他說成是一位對人友善而且卓然有成的青年。關於他的教育和學習的問題，全交託給基督徒中最有口才的拉克坦提烏斯負責。在培養這位傑出學生的興趣並喚醒他的良知方面，拉克坦提烏斯堪稱最稱職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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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裡斯帕斯在17歲那年，就被授予愷撒的稱號，被賦予管轄高盧各行省的權力，當時正好發生日耳曼人的進犯，可以讓他盡早施展軍事才能。在其後不久爆發的內戰中，父親和兒子分掌兵權。從這段歷史的記載得知，在強攻李錫尼以優勢艦隊全力固守的赫勒斯滂海峽的行動中，充分顯示出克裡斯帕斯的英勇和才幹。赫勒斯滂海戰的勝利對結束戰爭意義重大，東部臣民向他們歡呼時，君士坦丁和克裡斯帕斯這兩個名字已合而為一，高聲宣告整個世界已被征服，現在全都處在仁德的皇帝和其子的統治之下。一個皇帝到了老年，很難獲得公眾的喜愛。但是年輕的克裡斯帕斯的身上，佈滿朝氣的光輝，從各方面來說，都有理由受到朝臣、軍隊和人民的尊敬，他也確實贏得了他們的愛戴。對於一個治國多年、經驗豐富的君王，臣民在承認他的功績時總是感到很勉強，常常抱著不公正的態度，夾雜著表示不滿的抱怨，但只要看到他的繼承人表現出一點良好的品德，認為可以從繼承人那兒獲得個人和公共的幸福，便一廂情願對他抱有無限的希望。

這種帶有危險性的人民的愛戴很快引起君士坦丁的注意。不論作為父親還是皇帝，都無法容忍有人與自己處於平等地位還能共存。但是他並沒有通過對兒子表示信賴以獲得其感恩，以此確保兒子對自己的忠誠，卻要堅決阻止尚未顯露的野心可能引起的越軌行為。克裡斯帕斯很快看到未成年的弟弟被授予愷撒頭銜(公元324年10月10日)，掌握高盧各行省原屬他管轄的特殊部門。他自己是長大成人的王子，近年內有過重大功績，非但沒有得到奧古斯都的高位，反而像囚犯一樣被關在父親的皇宮裡，聽任陰險的敵人對他進行惡意的中傷，毫無自衛能力，自然深感不滿。處在這樣一種痛苦的環境裡，年輕的王子恐怕很難做到處處注意自己的舉止，盡量壓制自己的情緒。而且還可以斷言，在他身旁，一定聚集著許多行事冒失或懷有二心的隨從，用盡心機故意挑逗他發洩不滿，也許他們還接到密令，要隨時告發他。就在這一段時期，君士坦丁發佈一道詔書(公元325年10月1日)，不論真假如何，明確表示懷疑有人正陰謀策劃推翻他本人和政府，他不惜以榮譽或重金為誘餌，呼喚各層次的告密者，即使是執政官和大臣也可以大膽檢舉，甚至連朋友或最貼身的親信，都無一例外。同時他還莊嚴地宣佈，將要親自聆聽這些指控，對有害於他的人進行報復。最後，他還用一段禱告結束他的敕令，這段祈禱詞倒是真的表露出他對危險的擔憂，懇求最高的神明一如既往保佑皇帝和國家的安全。

告密者接受優厚的條件奉命行事，自然全都通曉宮廷的鬥爭藝術，選定克裡斯帕斯的朋友和親信作為有罪的告發對象。再說，皇帝既已答應要進行充分的報復和懲罰，顯然他的誠意毋庸置疑。然而，君士坦丁雖然把自己的兒子視為勢不兩立的敵人，在表面上卻保持著關心和信任的態度，授予他各種勳章，和往常一樣祝福年輕愷撒的統治能夠長久而又太平。人民並不知道宮廷的秘密，仍舊愛戴他的德行和尊敬他的地位。一位請求將他從流放地召回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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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同樣的熱情歌頌父親和兒子的偉大。為了莊嚴慶祝君士坦丁統治20週年，君士坦丁特意為此召開紀念大會，皇帝決定要把朝廷從尼科米底亞遷到羅馬，準備在那裡舉行極其盛大的歡迎儀式。這時每個人眼睛所見和嘴巴所說，都要極力裝出幸福和快樂的樣子。就這樣，君士坦丁用慶祝儀式和偽裝掩飾的帷幕，暫時蓋住了最陰險的報復和謀殺計劃。可憐的克裡斯帕斯在節日期間被皇帝下令逮捕，君士坦丁放下父親的親情，卻沒有保持法官的正義，審訊極為草率且秘密進行，看來他也感到讓羅馬人看到年輕王子的悲慘命運，有失皇家的顏面。克裡斯帕斯被押解到伊斯特裡亞的波拉，不久便被劊子手殺害，也有可能是用較仁慈的方式給毒死(公元326年7月)。

態度和藹可親的李錫尼是位年輕的愷撒，也因克裡斯帕斯的事件受到株連。君士坦丁最喜愛的妹妹痛哭流涕，哀求他饒恕她的兒子，說她的兒子除了出身別無罪過，就這樣也完全沒能打動他那頑固的猜忌心。君士坦提婭在兒子被殺後很快逝世。有關這些不幸王子的故事，他們犯罪的事實真相，接受審判的方式，以及如何被處死的細節，都已淹沒在不可知的神秘氣氛中了。那位顯貴的大主教雖在一部洋洋灑灑的作品中，盛讚這位英雄人物的美德和虔誠，但有關這悲劇的細節，卻小心地避開不著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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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顧遭人責難的做法，也不能不使我們想起，現今一位最偉大的君王採用了完全不同的態度。擁有全部專制權力的沙皇彼得大帝，把將有罪或已十分墮落的兒子判處死刑的理由，完全交給俄國人、歐洲人以及他的子孫後代去評論。


 三、君士坦丁諸子侄之教育和繼承狀況(323—337 A.D.)

克裡斯帕斯的冤曲早已得到大家的承認，以致現代希臘人雖然對都城奠基人無比崇敬，但對於他犯下殺死親生兒子的罪行，因礙於人類的感情，無法為之辯護，只能勉強加以掩飾而已。他們只能說，當傷心的父親一發現指控不實，由於自己輕信讒言，錯誤地置自己的兒子於死地時，立即向世人公開表白了他的悔恨和痛苦；為喪生的親生子哀悼40天，這期間他停止沐浴，斷絕所有的生活享受；還說，為了讓子孫後代引以為戒，他給克裡斯帕斯立了一尊金像，上面鐫刻銘文：獻給受枉定罪的兒子。
[149]

 如此煞有其事的故事，理所當然可以得到學者的支持。但是，如果查閱一下更早、更可信的記述，就會發現君士坦丁是用血腥屠殺和報復來表達他的懺悔，為了彌補誤殺無辜兒子的過失，卻處決了也許真有罪孽的妻子。

他們把克裡斯帕斯的不幸，歸之於繼母福斯塔的陰謀，無法消除的仇恨或無法滿足的情慾，使她在君士坦丁的宮廷裡重演了希波呂圖斯和菲德拉的悲劇
[150]

 。和密諾斯的女兒
[151]

 一樣，馬克西米安的女兒誣告她的非親生兒子，對她這個貞潔的王后有亂倫企圖，由於皇帝嫉妒心重，很容易頒發處死這位年輕王子的敕令，除掉妨礙她親生兒子更上層樓的可怕對手。但君士坦丁的母親海倫娜對孫兒克裡斯帕斯的早死非常傷心，要為他進行報復。沒多久就有人發現，當然也可能是造謠，說福斯塔正和一個在御馬廄服役的奴隸有罪惡的勾搭。
[152]

 對她的判決和治罪是在提出指控後立即進行，特意將奸婦放在蒸氣浴池中，用燒得更熱的高溫給悶死。
[153]

 有人也許會想到，20年夫妻生活的感情，考慮到兒子是預定王位繼承人的榮譽，應該會軟化君士坦丁的鐵石心腸，不管她犯下多大的罪行也只有容忍，在獨自關押的牢房裡消磨罪惡的餘生。

但是，現在看來這些說法都是無的放矢，對這一段存有許多疑點和混亂的奇特歷史，我們沒有辦法弄清楚真實情況。不論是攻擊君士坦丁或為他進行辯護的人，全都忽略了接位的皇帝統治期間，發佈的兩篇重要文告中非常重要的段落。文章在開始就盛讚福斯塔皇后身為女兒、妻子、姊妹和多位王子的母親，所擁有的懿德、美貌和幸運。
[154]

 另外一篇有段話說得非常明白，小君士坦丁在他父親死後三年被害，他的母親為自己的兒子遭到不幸而傷心哭泣。儘管有許多異教和基督教的作家都提出肯定的證據，仍然讓人相信或至少不免產生疑問，福斯塔是否能逃過丈夫盲目多疑的殘暴行徑。一個兒子和一個侄子的枉死，再加上大批有地位而無辜的朋友遭到處決，無論如何，足以表明羅馬人完全有理由不滿，也足以說明為什麼他們會在宮門口張貼諷刺詩，把君士坦丁輝煌而又充滿血腥氣味的統治，說成和尼祿不相上下。

克裡斯帕斯被處死，帝國王位繼承權落到福斯塔的三個兒子——小君士坦丁、君士坦提烏斯和君士坦斯身上。這三位年輕王子先後都被授予愷撒的稱號，晉陞的時間分別是父皇在位的第十年、第十二年和第十三年。羅馬帝國出現眾多的主子，我們還可以認為他是出於親情的偏愛而加以原諒，但是皇帝究竟出於何種動機，不惜置自己的家庭乃至全體人民的安危於不顧，毫無必要地把他的兩位侄子達爾馬提烏斯和漢尼拔利阿努斯提升高位，這確實令人難以理解。前一位被授予愷撒頭銜，與他的堂兄弟地位平等；為了討好後一個，君士坦丁特意創造一個新奇的稱號「至尊者」
[155]

 ，一併隨著這種稱號賞給他的還有一件金紫色的袍子。但是在羅馬帝國各朝所有的王子當中，只有漢尼拔利阿努斯破格被加以國王的稱號。即使是在君士坦丁治下，這種做法不僅離奇也無法解釋。帝國的獎章和當代作家的文章，可以成為確鑿的證據。

君士坦丁公開認可五位年輕的繼承人，整個帝國對他們的教育問題感到十分關心。他們要進行各種體能的鍛煉，為將來應付疲勞的戰爭生活和繁忙的高階職務預作準備。有人偶爾提到君士坦提烏斯的教育情況和各種才能，認為他在跳遠和賽跑等體育運動方面表現出色，還說他是射箭的高手和熟練的騎士，不論是騎兵還是步兵使用的武器全都能運用自如。為了增加幾個兒子和侄子的學識，君士坦丁對教育的要求也很嚴格，但是成效要差一點。
[156]

 皇帝不惜重金，請來講授基督教教義、希臘哲學以及羅馬法理方面的知名學者。至於教導皇家青年如何治理政府和知人善任，則由他親自現身說法。但是君士坦丁的才幹是從逆境奮鬥中經歷長期的磨煉所獲得。他從私人生活的自由交往中，在伽勒裡烏斯充滿危險的宮廷裡，學會控制自己的感情，力求在同儕中出人頭地，依靠個人行為所表現的謹慎和堅強，求得當前的安全發展和未來的偉大成就。他的子侄是命中注定的繼承人，在皇宮裡生活和接受教育，身邊圍繞阿諛奉承之徒，從小過著奢侈的享樂生活，一心想著自己將要繼承王位。他們處於高貴的尊榮地位，不容許紆尊降貴去瞭解事情的真相，因為他們站在高位向下看，各種人物都顯得平凡，所有事物看來都簡單。

君士坦丁縱容子侄，讓他們在不知世事艱難的年輕時候，就負起統治帝國的責任，只有拿管轄下的人民當作試驗品，來熟練統治的藝術。小君士坦丁被指派到高盧地區掌握軍國大權，他的弟弟君士坦提烏斯則將他父皇之前的世襲領地，換取了富庶而又戰事較少的東部各行省。意大利、西伊利裡亞和阿非利加尊崇君士坦丁的第三個兒子君士坦斯，把他看作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代表。君士坦丁還把達爾馬提亞派到鄰接哥特人的邊區，後來把色雷斯、馬其頓和希臘交給他統治。愷撒裡亞被選作漢尼拔利阿努斯的住處，他的新王國計劃由本都、卡帕多細亞和小亞美尼亞所屬各行省組成。所有王子都分別建立適當的行政機構，每人都分派一定數量的衛隊、軍團士兵和一些輔助人員，用來維持高貴的地位和維護個人安全。君士坦丁把自己所相信的人，安排在他們身邊擔任大臣和軍事指揮官，協助年輕王子行使被賦予的權限，甚至進行相當控制以免發生差錯。等到他的子侄年齡較長、經驗更加豐富之後，對他們運用權力的限制才逐漸放鬆。但是，皇帝始終把奧古斯都的頭銜留給自己專用。儘管他經常委派愷撒前往軍隊和行省，但始終讓帝國全都聽命君士坦丁本人，只有他才是最高首領。
[157]

 塞浦路斯雖然有個趕駱駝的人發起了一場帶來麻煩的叛亂，
[158]

 但君士坦丁的主要注意力還是放在積極對付哥特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戰爭上，但這些都沒有干擾到他最後十四年的平靜統治。


 四、薩爾馬提亞人的習性、征戰和內遷(331—335 A.D.)

人類種族有不同的分支，薩爾馬提亞人非常特別，他們將歐洲古老居民的形體和膚色，與亞洲蠻族的生活和習俗融合在一起，根據戰爭與和平的各種偶發事件，才會產生聯盟或征服的行為。薩爾馬提亞人的國界原本在塔內斯河兩岸地區，有時為了擴展領地，會推進到維斯圖拉河與伏爾加河之間的廣大平原。出於照料為數眾多的牲口和牛群、追捕各種獵物、從事戰爭以進行燒殺劫掠等目的，薩爾馬提亞人過著四處移動捉摸不定的流浪生活。妻兒住在活動的營地中，這些營地有點類似小型的城鎮，由牛只拖曳的大車和各種帳篷組成。國家的主要軍事力量在於騎兵部隊，戰士的習慣是經常保持一兩匹備用馬，前進和撤退非常迅捷，可以對遠距離的敵人實施奇襲，要是無法力敵也能逃脫追擊。由於他們缺乏鋼鐵材料，只能用很原始的方法製造甲冑，那就是將馬蹄的硬趾切成薄片後磨光打亮，然後像魚鱗一樣緊密排列起來，最後很牢固地縫在亞麻布做的內衣上面，這樣就可以用來抵擋刀劍和標槍。
[159]

 薩爾馬提亞人的攻擊武器是短劍、長矛、強弓和箭囊。有時候出於需要，他們也會將魚骨做成武器鋒利的尖頭，浸泡在有毒的溶液裡，被它傷到的人立刻就會中毒，
[160]

 這是最不人道的作戰方式。這個民族就人性方面而言，因習性殘酷而受到痛恨；這個國家就戰爭方法而言，因資源的缺乏而受到輕視。每當蠻族從荒野出現，就到處搜尋可以獵取的對象。他們那一臉濃密的鬍鬚和未梳理的長髮，從頭包到腳的皮毛外衣，猙獰的面貌和強健的體魄，表現出內心的暴虐無情，羅馬行省文明程度較高的民眾看到以後印象深刻，感到極為驚慌和恐懼。

感情豐富的詩人奧維德，年輕時在羅馬過著奢靡豪華的生活，後來因故受到懲罰，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多瑙河岸。在那裡，他面對著荒野裡憤怒的怪物，絲毫沒抵抗能力，使得他對這個民族的鐵石心腸感到極為畏懼。但是後來他卻用溫和的語氣幫他們說話，倒是令人感到驚奇。奧維德表達出憐憫之情，有時也混合著缺乏男子氣概的悲傷，
[161]

 他栩栩如生地描寫蠻族的衣著和舉止。

葛特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武力和入侵，聯合起來就是為了要破壞和毀滅。而且從歷史記載可以得知，賈齊格人是薩爾馬提亞人的一支，也是這個民族最英勇善戰和人數最多的部族。他們受到物質生活的誘惑，要在帝國的邊區找到永久的居留地。達契亞人原來居住在蒂薩河兩岸，靠捕魚為生，但在奧古斯都當政後沒有多久，他們被迫退到多山的國度，把上匈牙利肥沃的平原放棄給獲勝的薩爾馬提亞人。他們所佔領的地區以多瑙河為界，另一邊是半圓形的喀爾巴阡山脈，這成為其北面的屏障。
[162]

 薩爾馬提亞人據有這個有利的位置後，只要受到屈辱的刺激，就會看準機會發起攻擊，或是在禮物的安撫下暫停入侵行動。他們對於各種威力較強的武器，也逐漸獲得使用的技術。雖然薩爾馬提亞人沒有建立功勳獲得聲名，但是編成的騎兵非常強大，經常協助鄰近的友人，像是東方的哥特人和西方的日耳曼人。他們生活在酋長的統治之下，建立一種無常規可循的貴族制度。但是，等到汪達爾人受哥特人的壓力而逃亡以後，他們遷入汪達爾人遺留的廣大地區，從原來居住在北方大洋的濱海民族，就是著名的阿斯廷吉人中，選出一個人來擔任國王。
[163]



薩爾馬提亞人帶有敵意的行為引發了黷武好戰的獨立國家的爭奪。汪達爾人的諸侯受到恐懼和復仇的刺激，同時哥特人的國王也想要將領土從黑海延伸到日耳曼邊區，幾方爭鬥不休。馬羅斯河是注入蒂薩河的支流，此時的河水中流淌著蠻族奮戰的鮮血。薩爾馬提亞人見識到對手的實力強大而且人數眾多，就懇求羅馬的君王給予保護。雖然羅馬人樂得隔山觀虎鬥，想坐收漁翁之利，但是對哥特人武力的發展也起了警惕之心，君士坦丁立即聲稱要幫助較弱的一方。狂妄的哥特人國王阿拉裡克不願坐等羅馬軍團的攻擊，他無所畏懼地渡過多瑙河，對整個梅西亞行省帶來恐怖和破壞。為了對抗極具毀滅性的敵人的入侵，年邁的皇帝御駕親征(331 A.D.)，但是在這次作戰中，無論是他的指揮還是機運，幾乎將他從事國內外戰爭的百世英名毀於一旦。他很羞辱地看到自己的部隊遇到數量微不足道的蠻族支隊就逃走，被追趕到設防營地的邊緣，逼得他為了顧慮安全，很可恥地倉皇后撤。

好在第二次發生的對抗事件以及成功的軍事行動，恢復了羅馬人的名譽。在一場頑抗到底的鬥爭中，兵法和紀律的威力總要勝過烏合之眾和匹夫之勇，哥特人被擊潰的軍隊脫離戰場，放棄殘破的行省，從多瑙河撤退。雖然在這次作戰中，是君士坦丁的長子接替指揮，但這場威名遠播的勝利(公元332年4月20日)，還是歸功於皇帝的運籌帷幄和洪福齊天。

後來，君士坦丁盡力促成與切森尼蘇斯人的協議，
[164]

 終於達成了對哥特人的優勢局面。切森尼蘇斯人是自由不羈而且英勇好戰的民族，首都位於陶裡卡半島，也就是現在的克里米亞，仍舊保存著希臘殖民地的遺跡。他們由一位終身任職的行政長官管轄，也有一個元老院在旁協助，為了強調議員的重要性，特別尊稱他們為「元老」。切森尼蘇斯人有強烈的反抗哥特人的情緒，因為在上個世紀，他們曾以極為弱勢的兵力對抗哥特人的侵略。他們用商業和貿易的共同利益與羅馬人聯合在一起，他們拿僅有的產物，像是鹽、蜂蠟和皮毛之類的東西，交換亞細亞各行省的糧食和各種製品。他們服從君士坦丁的徵調，在行政長官狄奧傑尼斯的指揮下，整備一支兵員相當龐大的軍隊，主要的戰力是十字弓和戰車。切森尼蘇斯人的行軍非常迅速，對敵人發起奮不顧身的攻擊，在協助皇家的將領作戰時，使哥特人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應對他們的進攻，結果導致哥特人兩條戰線同時失利，被驅趕進入山區。在這場非常慘烈的戰役中，僅是嚴寒和饑饉就消滅了10萬敵人。

最後哥特人卑屈求饒，君士坦丁同意對方的和平要求，接受阿拉裡克的長子作為最有價值的人質，同時他很慷慨地賜給哥特人酋長很多頭銜和報酬，盡力要讓他們相信羅馬人的友誼，雙方不要再兵戎相見。皇帝對忠誠的切森尼蘇斯人表示感激之意，更是用心良苦地把皇家的飾品贈給行政長官和他的繼承人，用華麗的光彩來滿足國家的尊榮，特別規定他們的船隻可以在黑海各港口貿易，永久豁免關稅，答應支助固定的補助金，不論平時和戰時，都供應鐵器、穀物、食油和其他的物品。但是在處理薩爾馬提亞人時，皇帝認為把他們從即將絕滅的狀況下解救出來，已經是仁至義盡，同時也過於精打細算，從前通常有一筆賞金，用來付給這些民不聊生的民族，現在為支付戰費也都扣除不放。

蠻族為得不到賞金而激怒開始輕舉妄動，薩爾馬提亞人忘記自己剛剛接受的恩惠，也不管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脅正處於危險的地位，開始對帝國境內發起襲擊(334 A.D.)。君士坦丁極為氣憤，決定不管這些蠻族的死活，也不願再對抗貝裡克。這位很有聲望的武士剛坐上哥特人的王座，就起了併吞薩爾馬提亞人的野心。汪達爾人國王威蘇馬耳用大無畏的勇氣保衛國土，因為沒有外援必須獨力支撐，最後在一場決定性的會戰中被擊敗，且慘遭屠殺，薩爾馬提亞人的年輕精英也都伏屍沙場。這個民族剩餘的人員為了保衛國家，採用權宜之計將奴隸武裝起來。這些奴隸都是從強健的部族中擄獲，曾當過獵人和牧人，在大聲叫囂的支援下報了戰敗之仇，把侵略者逐出國界。但是薩爾馬提亞人立即發現，把國外的世仇大敵變成國內的心腹大患，不僅更為危險，而且無法解決。這些奴隸因過去遭受奴役而氣憤填膺，為目前的光榮而得意忘形，於是在利米甘特人的領導下，宣稱是他們拯救了這個國家，所以要奪取統治權力。

面對憤怒且失去掌握的群眾，他們的主人毫無抵抗能力，但是情願過困苦的流放生活，也不要在奴僕手下苟延殘喘。這時有些逃亡的薩爾馬提亞人不顧羞恥，投靠到哥特人帶有敵意的旗幟下，還有更多人團結起來撤過喀爾巴阡山脈，投奔他們的日耳曼同盟誇迪人。誇迪人在未耕種的國土裡，劃出一大片多餘的荒野分給他們。但這苦難民族的絕大部分人員，把希望寄托於富裕的羅馬行省，於是向皇帝懇求保護和寬恕，只要接受他們，准許他們在內地定居，就會絕對效忠帝國，鄭重保證平時要盡臣民的責任，戰時願意從軍當兵，對帝國忠誠不變，盡到最神聖的義務。依據普羅布斯及後續各帝所採用的政策，君士坦丁非常願意接受蠻族建立的殖民區，就從潘諾尼亞、色雷斯、馬其頓和意大利劃出大片土地，供給30萬薩爾馬提亞人作為居住和維持生計的地方。


 五、君士坦丁崩殂及屠殺血親之殘酷事件(335—337 A.D.)

君士坦丁重挫哥特人的威風，接受降服民族的效忠宣誓，再度弘揚羅馬帝國的權勢。來自埃塞俄比亞、波斯以及最遙遠的印度的使節，祝賀國家的和平與繁榮(公元33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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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把長子、侄子和妻子的死當作莫大的運道，那麼他的三十年統治，無論從公私兩方面來看，都可以說毫不間斷地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奧古斯都以後所有皇帝，在位時間都沒有他這樣長，也享受不到他這樣大的福分。

三十週年的隆重慶典之後，君士坦丁大約又活了十個月。他在64歲的高齡，經過短期的病痛，便在尼科米底亞郊外的阿庫里昂宮結束了令人難忘的一生(公元337年5月22日)。他到這裡原是為了清新的空氣和神奇的溫泉，希望重新恢復日見不支的體力。哀悼活動和葬禮儀式過度鋪張，超過以往任何一位皇帝喪事的規模，完全不顧古老羅馬城元老院和人民的要求。已故的皇帝遺體仍按照他生前的最後願望，運到以建造者為名對他表示永久紀念的城市。君士坦丁的遺體用各種象徵偉大的服飾裝扮起來，身著紫袍，頭戴皇冠，躺在一張金床上，安置在皇宮專為出殯佈置得金碧輝煌和燈火通明的殿堂。覲見的儀式仍然嚴格按照過去的程序進行，在每天規定的時間裡，政府、軍隊和皇族的重要官員仍舊跪在地上，非常嚴肅地圍繞在君主身邊，彷彿他仍活著一樣，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態度。出於政治上的需要，這種像表演的儀式持續了相當長時間。一些阿諛的臣民盡量掌握機會，恭維君士坦丁受到上天的特殊恩寵，在他死後仍能繼續統治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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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統治只是空洞的形式，等所有臣民不再想得到他的恩賜，也不畏懼他的震怒時，大家發現這位絕對專制君王的願望，已很少有人放在心上。那些在過世君王的遺體前禮敬有加，表示無比崇敬的大臣和將領，已在暗中策劃奪掉達爾馬提亞和漢尼拔利阿努斯的統治權，原先君士坦丁是指定由他的兩個侄兒繼承。由於對宮廷的具體情況瞭解太少，很難斷言那些密謀的發起者要這樣做是出於何種動機，至多只能假想是因對禁衛軍統領的忌恨和報復。阿布拉維斯受先帝的寵愛，對他人表現得十分狂傲，有很長一段時間左右著皇帝意志，後來有負皇帝的信賴和厚愛。大臣和將領為獲得軍隊和臣民諒解，表面上編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們振振有詞倒也並非虛妄地辯說，只有君士坦丁的親生兒子才能享有最高權力，指出爭權君王日益增多就會產生危險，彼此敵對的王子毫無手足之情，也不知相親相愛，已在威脅著國家安全。這項計謀是在秘密策劃下積極進行的，直到有一天各個部門忽然異口同聲宣佈，除了先帝的親生兒子外，他們無法接受外人統治羅馬帝國。較為年輕的達爾馬提亞靠著友情和利害關係，加上繼承了君士坦丁大帝的部分才能，理所當然成為拉攏的對象。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好像也沒有採取任何手段，用武力來保護自己和兄弟以及從慷慨的伯父那裡所獲得的合法權益。他們處於怒濤般的威懾和壓力之下，似乎一直被掌握在無法和解的仇敵手中，既沒有辦法逃跑也無力反抗。他們的命運要等君士坦提烏斯前來處理，他是君士坦丁最寵愛的次子。

皇帝臨終前的遺言，是要讓君士坦提烏斯主持葬禮，這位王子仗著身處東部，靠近都城，輕易阻止遠在意大利和高盧的弟兄採取行動。他佔據君士坦丁堡皇宮後，第一要消除皇室親屬的恐懼心理，莊嚴宣誓要保證他們的安全；第二則是急著尋找合理借口，使自己能從冒失的承諾中脫身，不致受到良心譴責。這時欺騙的伎倆用來為殘忍的陰謀服務，一紙顯而易見的偽造文件，卻得到神聖人物的背書。君士坦提烏斯從尼科米底亞主教手中，得到一份經確認為他父親的遺囑。這份文件極為重要，皇帝表示懷疑自己被他的兄弟毒死，要求兒子懲罰兇手，不僅要為死去的父親報仇，更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可憐的親王，無論他們提出多麼充分的理由，反駁那誰也不相信的指控，為自己的性命和名譽辯護，最後依然被憤怒士兵的呼聲壓制下去。這些士兵公然宣稱，軍隊同時是這些罪犯的復仇者、審判官和劊子手。訴訟程序的基本精神和形式，都被一場混亂不堪的屠殺破壞，君士坦提烏斯的兩個叔叔和七個堂兄弟倒在血泊中，其中以達爾馬提亞和漢尼拔利阿努斯最為知名。其餘人員包括與先帝妹妹結婚的羅馬大公奧普塔圖利斯，還有以權勢和財富論，可能覬覦皇位的禁衛軍統領阿布拉維斯。

如果對這血腥的謀殺描繪得不夠仔細，還可補充說明，君士坦提烏斯娶叔叔尤里烏斯的女兒為妻，還把自己的妹妹嫁給堂兄漢尼拔利阿努斯。君士坦丁出於策略考量，不顧世俗禮法反對，在近支皇族之間結成婚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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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足以向世人表明，這些王子王孫對極近的血緣關係既毫不在意，對天真幼小親屬的苦苦哀求無動於衷，自然對以婚姻為基礎的親密關係也同樣冷漠無情。在這樣一個大家族中，僅只有尤里烏斯·君士坦提烏斯兩個最小的兒子加盧斯和尤里安，從劊子手的屠刀下脫身，也僅是因為那些瘋狂的士兵殺得心滿意足後，才饒了這兩個幼兒。君士坦提烏斯趁他弟兄不在，犯下令人髮指的滔天大罪，後來有一段時期，他不免對自己年輕無知時，在不懷好意的大臣的慫恿和軍隊不可抗拒的威逼下，做出的殘害至親的暴行，感到略為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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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維家族大屠殺發生之後，三兄弟經過磋商重新劃分帝國各行省的疆域(公元337年9月11日)。小君士坦丁是年紀最長的愷撒，除了居有最高的位階以外，還獲得了以先帝之名，也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都城；色雷斯以及東部地區劃歸君士坦提烏斯，作為他可以世襲的領地；君士坦斯則被承認是意大利、阿非利加以及西伊利裡亞的合法君主。軍隊都服從他們繼承的統治權，經過一段時間的拖延之後，三人同意接受羅馬元老院授予的奧古斯都頭銜。這三位王子登基時，年齡最大的不過21歲，其次為20歲，最小的一位才17歲。


 六、沙普爾稱帝后波斯贏得東方戰爭的勝利(310—350 A.D.)

歐洲黷武好戰的民族都已投效在兩兄弟的旗幟之下，於是，率領亞洲戰力虛弱部隊的君士坦提烏斯，只得獨自承受波斯戰爭的重擔。君士坦丁去世時，沙普爾登上東方的寶座，他是霍爾木茲或霍爾米斯達斯的兒子，納爾塞斯的孫子。納爾塞斯被伽勒裡烏斯擊敗以後，只有退避三舍承認羅馬的威權。沙普爾的統治時期非常長，雖然現在已進入第三十個年頭，他本人卻還正當盛年，因為命運的特殊安排，他登基的日期早在出生之前。霍爾木茲的妻子在丈夫去世時正懷著身孕，腹中孩子的性別難以確定，能否順利生產無法預料。這不免在薩珊王室的親王當中挑起非分之想。祭司肯定霍爾木茲的遺孀必將順利產下男孩，得以消除了發生內戰的威脅。波斯人屈從於迷信的預言，毫不遲疑地準備為他舉行加冕典禮(310 A.D.)。在王宮正廳的中央放著皇帝的御床，王后莊嚴地躺在上面，在可能掩蓋著未來阿爾塔薛西斯繼承人頭部的地方，放上一頂王冠。波斯總督和大臣俯伏在地上，對著看不見而又無知覺的君主，用虔誠的禮節表示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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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民族的習性和他的統治時間異常長久來看，這個奇特故事確有幾分可信的話，那不僅要羨慕沙普爾的幸運，更應欽佩他的天賦。他在波斯後宮的柔和環境裡接受與外界隔絕的教育，居然瞭解鍛煉意志和身體的重要，在對專制權力的絕對責任和誘惑毫無體會時，便早已登基稱帝，憑著他的功勳，真可說是當之無愧。他在幼小的年紀，因為國內的混亂不可避免地飽嘗各種災難。強大的也門或阿拉伯國王提爾，不斷騷擾和掠奪他的都城。就連身為公主的先帝的妹妹也被擄走，真是損害王室的尊嚴。然而，自沙普爾成年以後，驕縱的提爾國王，連帶他的民族和國家，全部降服在鋒芒初試的年輕武士腳下。他非常明智地採取恩威並濟的辦法，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此次勝利的效果，竟然使得既恐懼又感激的阿拉伯人，對他加以「杜拉克納夫」的頭銜，也就是「民族捍衛者」的稱號。

沙普爾的敵人認為他兼具軍人和政治家的美德，要為祖先雪恥復仇的願望激起了他旺盛的企圖心。羅馬人掌握底格里斯河對岸五個行省，他要從這種不利的困境中脫身。君士坦丁在軍事方面的聲望、羅馬政府實際或表面所具有的力量，都使沙普爾暫時停止發起攻勢。沙普爾採取敵對行動激怒對方，先運用談判的技巧探試帝國宮廷的耐心。君士坦丁的逝世就是戰爭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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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利亞和亞美尼亞邊界的實際狀況像是在鼓勵波斯人，征服不僅容易，而且可以獲得豐富的戰利品。宮廷的瘋狂屠殺把違法亂紀和暴動叛亂的風氣，擴散到東部地區的軍隊之中。軍隊不再受到紀律的自我約束，無法像過去那樣，仍舊對資深的指揮官保持服從的習性。行事謹慎的君士坦提烏斯在潘諾尼亞和兄弟會談以後，匆忙趕到幼發拉底河岸，軍團逐漸恢復原有的士氣和紀律。沙普爾趁著混亂的狀況圍攻尼西比斯，在美索不達米亞佔領了幾處重要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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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名聲顯赫的提裡達特斯，憑著本身智勇雙全加上對羅馬的忠誠，長期以來享受著和平與光榮，與君士坦丁保持著穩固的聯盟關係，在世俗和精神方面產生同樣的利益。由於提裡達特斯改變信仰，像這樣一位英雄的身上顯現出聖徒的氣質，他建立了基督教的信仰，並將其從幼發拉底河傳播到裡海之濱，亞美尼亞在政策和宗教兩方面緊緊地依附著羅馬帝國。但是很多亞美尼亞貴族不願放棄眾多的神明和妻妾，心懷不滿的派別擾亂公共秩序的寧靜，辱罵年邁體衰的君王，像是等不及他死期的來臨。提裡達特斯終於在統治五十六年以後逝世，亞美尼亞王國的氣數隨著他一同絕滅。合法的嗣子被放逐，基督教的教士被謀殺或被趕出教堂，阿爾巴尼亞的蠻族從山區被邀請下山。兩位最有權勢的省長篡奪皇家的紋章和權力，懇求沙普爾給予援助，打開城門讓波斯的守備部隊進駐。基督教團體在阿爾塔克薩塔大主教的指導下，向虔誠的君士坦提烏斯求助，這位大主教是啟示者聖格列高利的後任。經過三年的動亂後，亞美尼亞王室有位名叫安條克的官員，成功獲得皇帝的委任和支持，擁護提裡達特斯的兒子科司羅伊斯接位。對於忠心耿耿的阿薩息斯家族的家臣，就用職位和報酬收買，同時宣佈大赦，大部分變節的總督都不究過往。

但是羅馬從這次事變中只獲得表面的虛名，並非實際的利益。科司羅伊斯是位虛有其表的君王，天生懦弱無能，無法勝任戰爭的煩劇工作，討厭人際間的交往。他在伊琉塞魯斯河畔的樹叢中建造一所宮殿，就從首都退居到那裡，從事打獵和弄鷹的活動打發閒暇時光。他為了能讓自己過安逸的生活，即使受到再大的羞辱也不以為意，屈從沙普爾所提出的和平條件，每年支付貢金，並歸還富裕的阿特羅帕提尼行省。這是提裡達特斯窮畢生精力，加上伽勒裡烏斯的軍隊獲得勝利後，才從波斯手中割讓給亞美尼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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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提烏斯在位的期間很長，波斯戰爭(337—360 A.D.)帶來的災難使東部的行省吃盡苦頭。輕裝部隊不定期的入侵，越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從泰西封的城門直到安條克，不斷散佈著恐怖和破壞。沙漠裡的阿拉伯人也趁火打劫，但是因團體的利益和個人的嗜好有所不同，有的隨著自主性很強的酋長參加沙普爾的部隊，還有些部落以毋庸置疑的忠誠為羅馬皇帝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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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戰爭的重大行動中，雙方的表現都極為英勇。羅馬和波斯的部隊一共發生九次浴血大戰，君士坦提烏斯親自指揮兩次。普遍認為，當時的狀況對羅馬不利，但是在辛格拉會戰(348A.D.)中，羅馬軍隊奮不顧身的英勇行動，幾乎獲得決定性的勝利。

沙普爾的大軍架起三座橋樑渡過底格里斯河前進，辛格拉的守備部隊全部撤下來。波斯人佔領了靠近希里哈村附近一處有利的營地，大量兵工辛勞工作，在一天之內環繞營地挖出深壕，堆起高聳的防壁。他那數量極為龐大的軍隊，當排列成會戰隊形時，佈滿整個河岸和鄰近的高地。有一塊12英里長的平原，橫亙在兩軍之間。雙方迅速開戰，但是蠻族只是做出了輕微的抵抗就無秩序地向後逃走，好像是無力阻擋重型軍團的實力，也可能是為了誘使對方疲勞追擊。羅馬軍顧不得炎熱和口渴，穿著厚重鐵甲追趕敵軍越過平原，列隊在營地前掩護撤退的騎兵，也被他們切成數段。君士坦斯也匆忙地跟著追擊，他想要約束部隊的冒險急進，提醒大家夜晚將近，看來已經無法在白天完成任務。然而部隊打仗靠的是自己的英勇，並不完全聽從指揮官的經驗和能力。大家默不作聲，就像是在用這種方式抗議長官的怯懦一樣，只是憤怒地衝向前去攻擊，把壕溝填上，打破防壁，分散開來進入帳篷裡，找水喝來恢復體力，同時也為賣力而有豐碩的收穫感到高興。

但是智慧過人的沙普爾期盼的勝利時刻即將到來，他的部隊大部分都配置在高地，對於前面的退兵只是在旁觀望，置之不理。現在趁著暗夜的掩護銜枚疾進，同時波斯的弓箭手在營地亮光的引導下，瞄準了未著甲冑和四處亂跑的人馬，箭矢如雨一般落下。根據可信的史實記載，被擊敗的羅馬人死傷慘重，軍團逃走的剩餘人員也吃盡苦頭才得以生還。甚至在措辭最溫和的頌詞中，都承認皇帝的榮譽被不服從命令的士兵所玷辱，對於令人悲傷的撤退狀況在此就避而不談了。然而後來有個被收買的演說家，為了破壞君士坦提烏斯的名譽，用非常冷靜的態度提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殘酷行為。沙普爾的兒子在波斯人的營地被俘，這位不幸的青年是王座的繼承人，就是最野蠻的敵人也會產生同情心，結果毫無人性的羅馬人先施以鞭笞，再用酷刑折磨，最後當眾處死。這個演說家最後說道，這對皇室的榮譽是極大的污點，要大家深植在腦海中留給後世子孫來批判。

沙普爾大軍掌握戰場的有利態勢，連續獲得九次勝利，使他的名聲因英勇善戰和指揮若定，傳遍世界各國。但在美索不達米亞守備森嚴的城市中，只要最堅強且最古老的尼西比斯仍舊為羅馬人據有，沙普爾就不可能完成他的計劃。尼西比斯從盧庫盧斯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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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就有東部雄關的美名，在這12年內，為對抗沙普爾的大軍，受到三次壯烈的圍攻(公元338年、公元346年、公元350年)。這位君王鞭策大軍進行60天、80天和100天的不斷攻擊，三次都受到重大損失，無比恥辱地被羅馬軍隊擊退。尼西比斯是範圍廣大且人口眾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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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底格里斯河有兩天行程，位於邁西烏斯山麓優美而肥沃的平原中，四周圍繞三重磚牆，外有很深的護城壕。盧西裡阿努斯伯爵率領守備部隊實施英勇抵抗，受到民眾義無反顧的支持。尼西比斯市民在主教訓誨下眾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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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到來的危險迫使他們向軍隊效力。他們認為沙普爾的目標是要在這裡扶植波斯殖民地，把他們驅趕到遙遠的蠻荒之地，去做野蠻人的奴隸。他們因前兩次的圍攻獲勝，得意揚揚，充滿信心。

偉大的國王自尊心受到打擊，率領著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聯合部隊，第三次向尼西比斯進軍。一般用於戰場的投射機具，或者是拿來破壞城牆的攻城器無法發揮作用，因為羅馬人對這種技術極為精通，波斯人一連圍攻了很多天卻毫無進展。就在這時，沙普爾真無愧是東部的君王，他想到了一個破敵的良策，那就是要運用自然界的力量。當時正是亞美尼亞高山積雪融化的季節，從平原和尼西比斯城之間流過的邁多里烏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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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尼羅河一樣氾濫成災，淹沒臨近的地區。波斯人使用大量勞工，把城市下方的河道堵住，然後築起土堤把河水限制在裡面，這樣就成為一個人工的湖泊，再準備一隊戰船，裡面裝滿士兵。同時有一種機具可以拋射500磅重的石頭，全部排成隊形前進，可以與防壁上守備的部隊處於同等的高度來接戰。高漲的水勢帶來無可抗拒的力量，對戰鬥的雙方部隊都產生致命的作用。後來終於有一段城牆抵不住累積的壓力，突然之間崩潰，出現長達150英尺廣闊的缺口。波斯人立即發起全面的攻擊，尼西比斯的存亡到了最後關頭。在派出大縱深的攻擊隊伍時，重裝騎兵在前面擔任先鋒，在泥濘中的行動受到妨礙，還有大部分在衝鋒時沒有注意，淹死在積水的窪地裡。戰象受傷後陷入狂野的暴怒，使得攻城列隊更加混亂，同時四處奔逃，數以千計的波斯弓箭手死於戰象的踐踏。偉大的國王坐在很高的御座上，看到部隊不幸的混亂場面，只有壓住心中的怒氣下令收兵，經過幾個鐘頭的整頓後再繼續攻擊。但勇敢的市民抓住機會，連夜施工改進防務。等到第二天，波斯人發現整段缺口部分已經築成一道6英尺高的新城牆。

沙普爾對於沒有把握住戰機而感到失望，而且還損失兩萬人馬，但仍舊發揮不屈不撓的意志，繼續對實力減弱的尼西比斯層層包圍。後來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他要去防衛波斯的東部各省，對抗馬薩格塔人難以抗拒的入侵。等他獲得東部吃緊的信息以後，立即放棄圍攻，迅速離開底格里斯河岸向阿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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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他要從事的西徐亞人戰爭極為危險而困難，使他不得不馬上跟羅馬皇帝簽訂停戰協定，這件事對兩位君王都同樣重要。就在不久之前，君士坦提烏斯的兩位兄弟在西部發生的事變中死亡，自己面臨內戰的威脅，他的實力不容分散，要盡自己最大努力、鼓足勇氣應付當前的變局。


 七、兄弟鬩牆的後果及馬格嫩提烏斯的篡奪(340—350 A.D.)

帝國在分治以後，三年時間很快過去。君士坦丁的兒輩似乎迫不及待想讓世人知道，他們已經不滿足於本不屬於他們的領土。最年長的君王小君士坦丁立即抱怨，在瓜分被謀殺的親戚那份領地時，受到了欺騙。雖然他對君士坦提烏斯下毒手所立的功勞，不敢爭辯只有屈服，但是他堅決要求君士坦斯放棄阿非利加各行省，因為他的弟弟從死去的達爾馬提亞手裡已經得到了富裕的馬其頓和希臘，只有這樣才算公平。小君士坦丁非常在意這件事，在經過冗長而沒有結果的談判之後，他凶狠的天性被激發，聽從親信的意見，認為不論是基於地位或利益，必須對爭執採取行動。於是他率領一群喧鬧的烏合之眾，不像出征倒像是打劫，穿過尤里安阿爾卑斯山，突然侵入君士坦斯的疆域，阿奎萊亞四周的鄉土首先遭受他義憤填膺所帶來的暴虐行為。君士坦斯當時駐紮在達契亞，所採取的措施非常審慎而且更能發揮作用，一聽到他的長兄入侵的信息，立刻從伊利裡亞部隊中派遣一隊先鋒先行出發，自己再率大軍隨後跟進。在部將卓越的指揮之下，很快終結了這個有違天理的爭執。小君士坦丁與先鋒遭遇後，對方佯作不支敗逃，他在追趕時中伏。這位性急的年輕人和少數隨員，被隱藏在樹林中的敵軍襲擊，受到包圍以後被殺害(公元340年3月)。他的屍體在阿爾薩河裡被找到，獲得君王葬禮的尊榮。他的行省全部向勝利者輸誠，但是作為兄長的君士坦提烏斯並沒有分到一杯羹，君士坦斯理所當然地佔有了帝國三分之二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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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斯的氣數不過延長了10年，還是一位國內的叛徒，用更可恥的手段為他的長兄報了殺身之仇。君士坦丁建立的制度帶有致命缺失，他的兒輩在統治上展現懦弱和無能的一面，特別是由於他們本人的惡行和疲軟，失去了臣民的尊敬和愛戴。君士坦斯在軍隊毫無功績可言的成就中，變得極為狂妄高傲，但是他缺乏能力又不專心國事，這使他更被人輕視。他喜愛一些日耳曼俘虜，原因是他們年輕迷人，民眾把這一點當成醜聞到處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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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蠻族血統的馬格嫩提烏斯是極具野心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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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對君士坦斯未能維護羅馬的榮譽感到不滿，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因為皇帝的衛隊約維安斯軍團和海克留斯軍團都把他看成首領，所以他從中選出一幫人作為心腹，在皇家營區保持最有利和最重要的地位。他和馬塞利努斯建立友誼，獲得大量錢財的支持，才能用很慷慨的手段來發起叛變。士兵被似是而非的理由所說服，認為要順應公眾的呼籲，掙脫加在他們身上的束縛，不要成為世襲制度下的奴隸，要選擇一位更積極而勇敢的君王，並對他的德行給予報酬，就像對待墮落的君士坦斯的先人那樣，讓他從平民擢升到世界的寶座。

等到陰謀成熟可以執行時，馬塞利努斯借口慶祝兒子的生日，擺出很隆重的場面，款待居住在奧頓城裡，在高盧宮廷中擔任高職的知名人士，這些人的身份都是有戰功的侯爵和男爵。山珍海味的飲宴被很技巧地拖到夜深，賓客毫無顧忌地自由交談，故意說些非常危險甚至叛逆的話，也沒有引起一點懷疑。突然之間家門大開，馬格嫩提烏斯在離開一會兒以後，穿著登基的冠冕和紫袍進入宴會大廳，謀逆分子馬上用奧古斯都和皇帝的稱號向他三呼萬歲。這些人不論是出於驚訝、恐懼、酒醉還是野心的驅使，還有些人根本不知事態的嚴重，都異口同聲地參與歡呼。衛士很快將簽完字的效忠誓詞拿走，市鎮的城門緊閉，在日出之前，奧頓城市和宮廷裡所駐守的部隊和金庫，都奉馬格嫩提烏斯為主人。站在謀叛者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秘密行動用盡心機，認為會對君士坦斯產生奇襲的作用。誰知君士坦斯正在鄰近的森林裡從事喜愛的狩獵，或許是私下進行帶有犯罪性質的娛樂活動，雖然被他的部隊和臣民所遺棄，已經沒有反抗的力量，但聽到叛亂迅速展開的消息，還是有時間迅速逃走。他打算搭船離開，但在到達西班牙一處海港之前，就在比利牛斯山山麓靠近海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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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被一隊輕騎兵趕上，他們也不管這裡是神聖的廟宇所在地，君士坦丁的兒子被奉行任務的隊長下令殺害(公元350年2月)。

君士坦斯的死，讓人知道重要的革命行動竟能如此輕易達成，西方各行省均開始倣傚奧頓宮廷的先例。意大利和高盧兩個主要行政區，全部都承認馬格嫩提烏斯的主權。篡位的僭主運用各種高壓手段，搜括國庫的金銀財富，根據他應盡的義務，給擁立的部隊付出很大一筆賞金，同時要供應內戰所需的費用。伊利裡亞為四戰之地，從多瑙河延伸到希臘半島的頂端，長期以來服從一位老將的指揮。維特拉尼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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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身軍旅生涯，以優異的執行力和豐富的經驗博得名聲，特別是他的生性單純，深獲部下的愛戴。他對君士坦丁家族的順從已成了習慣、責任和義務，對於主子僅存的兒子，他立即做出保證，無論是他個人或部隊的忠誠之心都絕不動搖，一定會對高盧的叛徒施展報復的手段。但是維特拉尼奧的軍團受叛亂帶來的利益所引誘，並沒有同仇敵愾的心理，於是他們的領袖也立即喪失堅毅和忠貞之心，何況君士坦提娜的名銜，為他的野心帶來一個很好的借口。君士坦提娜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女人，她的父親君士坦丁大帝封給她奧古斯塔的名號，於是她親手把皇冠戴在伊利裡亞老將的頭上(公元350年3月1日)，期望他的勝利能達成她夢寐以求的虛榮，原以為她的丈夫漢尼拔利阿努斯死後，一切都成了泡影。這位新登基的皇帝在沒有獲得君士坦提娜同意的情況下，可恥地與西部的篡賊結盟，即使馬格嫩提烏斯的紫袍上還沾染著她兄弟的鮮血。


 八、君士坦提烏斯運用合縱連橫之優勢作為(350 A.D.)

發生這樣重大的事件，對皇室榮譽和安全的影響至深至巨，君士坦提烏斯正好趁機終結勞民傷財的波斯戰爭，盡快回師以保住天下。他把東方的政事托付給部將照料，後來交給堂弟加盧斯統治，等於是把他從監牢中的囚犯提升到君王的寶座。他在向歐洲進軍時，回思前塵不禁心潮澎湃，希望與畏懼、憂傷與憤慨在胸中起伏不已。等他到達色雷斯的赫拉克利亞，皇帝接見馬格嫩提烏斯和維特拉尼奧派來的使臣。叛逆陰謀的發起人馬塞利努斯採取各種手段將新主子推上帝位，很大膽地接受危險的任務，與從政府和軍隊中選出的有名望的三員顯貴組成使節團，奉旨撫慰君士坦提烏斯憤怒的情緒，同時要曉以利害關係使他心生畏懼。他們經授權建立他與西部君王的友誼和聯盟，用雙重婚姻來鞏固雙方的關係，那就是君士坦提烏斯娶馬格嫩提烏斯的女兒，而馬格嫩提烏斯與野心勃勃的君士坦提娜結婚。同時在協定中承認，東方的皇帝具有更高的地位。萬一個人的驕傲和手足之情，逼得他拒絕這樣公平合理的條件，使臣奉令要詳加說明，要是他敢激怒西部統治者所具有的優勢力量，輕率的舉動將遭到無可避免的毀滅。君士坦丁家族過去贏得很多勝利，對屬下的虧欠和軍團的犧牲實在太多，所以大家才會英勇地站起來反對。

君士坦提烏斯認為這些意見和理由值得仔細研究，要延到第二天才能答覆。就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是要使大家對內戰抱持一致的看法，於是他在會議中講話，與會人員不論是真的忠誠或裝出忠誠的樣子，都默不作聲地靜聽。他說道：

昨天晚上在我回宮休息時，君士坦丁大帝的幽靈抱著我被謀殺兄弟的屍體，在我的眼前升起。他那熟悉的聲音堅定我復仇的決心，要求我不能讓公眾失望，向我保證會獲得最後的勝利和不朽的光榮，我的軍隊能夠戴上正義的冠冕。

君王親口宣示出光明的遠景，化解一切疑慮，也結束所有的談判，用藐視的態度拒絕可恥的和平條款。僭主派來的使臣只放回一位，帶著君士坦提烏斯傲慢的答覆，其餘幾位則戴上腳鐐手銬下獄，他們犯了謀叛大罪，沒有資格獲得赦免的特權。敵對雙方緊鑼密鼓地開始準備，戰爭已經無法避免(350 A.D.)。

君士坦提烏斯身為君士坦斯的兄長，採取上述措施來對付高盧謀叛的篡賊，是他應盡的責任。基於維特拉尼奧的狀況和性格，君士坦提烏斯決定運用比較溫和的辦法。東部皇帝的政策是要分化敵人，力求伊利裡亞的部隊與叛亂團體劃清界限。要讓爽直而單純的維特拉尼奧上當受騙是很容易的事情，何況這些日子以來他一直在榮譽和利益兩個對立的觀點上搖擺不定，等於向世人展示出動搖的內心。他在不知不覺中入了圈套，願意參與一場充斥陰謀的談判。君士坦提烏斯承認他是帝國合法而且地位相等的共治者，條件是要他公開宣佈拒絕與馬格嫩提烏斯建立可恥的聯盟關係，在雙方行省的邊界上指定一個地點見面會商，為了鞏固友誼要立下忠誠的誓約，對於內戰期間的行動商定共同遵守的原則。在達成協議以後，維特拉尼奧率領兩萬騎兵以及數量更多的步兵，向著撒爾底迦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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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實力遠勝過君士坦提烏斯。表面上看來伊利裡亞的皇帝能夠控制對方的生命和氣數，但是君士坦提烏斯靠著私下協商成功，開始引誘維特拉尼奧的部隊，並在暗中耍詐要讓他的帝位不保。維特拉尼奧手下的將領並沒有說一定會倒向君士坦提烏斯這邊，他們準備抱著觀望的態度，看整個部隊在激動的情緒下，會表現出什麼樣的狀況。

雙方的軍隊彙集到一起，在靠近城市的大平原上參加集會。按照古代的傳統規定，要在中央設置軍事法庭，也就是一個高高的將壇，皇帝根據慣例在莊嚴和重大的場合對部隊訓話。羅馬人和蠻族的隊伍井然有序，人人執著出鞘的短劍，舉起如林的長矛，騎兵分隊和步兵支隊按番號排列，可以從他們的兵器和旗幟加以區分，繞著將壇形成巨大的圓形陣式，集中注意力保持安靜，只有不時發出的響徹雲霄的喧囂和歡呼，才會打破肅殺的氣氛。兩位皇帝出席這次隆重的集會(公元350年12月25日)，按例向官兵說明國家事務有關的狀況。君士坦提烏斯有皇家的血統，所以位階列在前面，雖然他的修辭學並不十分高明，但在提及自己當前所面對的困難時，表現得極盡堅毅、機巧和雄辯之能事。他的演說在前面部分，重點僅是針對高盧的僭主，接著，用充滿悲情的語氣，哀悼被殘酷謀殺的君士坦斯，暗示除了他的兄弟以外，沒有任何人有權繼承他的地位。他用欣慰的語氣顯示出皇室家族的榮譽，喚醒部隊對光輝的往事、英勇的勳跡、盛大的凱旋以及君士坦丁大帝慷慨的賞賜的回憶。他們本應用軍人的誓約來效忠他的兒子，然而深受他栽培之德的部下，卻忘恩負義地引誘大家違紀犯法。圍繞在將壇四周的軍官，接到指示要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為了贊同他的話不僅有理，而且具有無法反駁的權力，就高聲歡呼君士坦提烏斯皇帝是他們合法的統治者。

忠誠之心和悲憤之情在士兵的隊列中傳播開來，撒爾底迦平原激盪著巨大的喝彩聲：「趕走傲慢自大的篡賊!君士坦丁之子萬歲!我們打著他的旗幟就會百戰百勝!」幾千人在喊叫，擺出威脅的姿態，武器發出可怕的撞擊聲，使維特拉尼奧膽戰心驚，氣焰全無，站在變節的部下中間，焦急得不發一言。他已經無法退避，只有屈服於命運的安排，取下頭戴的冠冕，在兩支軍隊的注視下，拜倒在征服者的腳前。君士坦提烏斯在掌握了制勝的局面後，依然十分謹慎，刻意表現出溫和的形象，請年邁的求饒者從地上起來，討好地尊稱他為「老爹」，並親手扶他步下寶座。普魯薩城被指定為退位君王的休隱之地，當然也可以說是他被放逐到那裡，享受了六年平靜而富裕的生活才過世。他經常對君士坦提烏斯的仁慈寬厚表示感激之情，並且用他那單純友善的心地，勸他的恩主放棄爭霸世界的雄心壯志，在平凡中尋求自我的滿足(就像他那樣能夠順其自然)達成無為而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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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君士坦提烏斯擊敗馬格嫩提烏斯贏得墨薩會戰(351 A.D.)

君士坦提烏斯在這次值得紀念的事件中，最令人稱道的地方，就是他的行為能夠盡量做到公平正直。他的廷臣把他用心良苦的講話，比作伯裡克利和德謨斯提尼在雅典對民眾的演說，用雄辯成功說服武裝的士兵棄暗投明，做出最好的選擇。他與馬格嫩提烏斯即將到來的鬥爭，不僅關係重大，而且血流成河更為慘烈。僭主快速進兵好來迎戰君士坦提烏斯，馬格嫩提烏斯親率大軍，全部由高盧人、西班牙人、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組成，在省民的支援下成為軍團的主力，而這些蠻族是帝國的世仇大敵，更是令人望而生畏。

下潘諾尼亞有一塊肥沃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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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德拉弗河、薩沃河與多瑙河之間，形成面積遼闊的舞台。雙方的戰鬥人員都富於作戰技巧，而且不願魯莽進攻，內戰的軍事行動持續了整個夏天。君士坦提烏斯宣稱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西巴利斯河，只有這個地點才能決定勝負。因為提到西巴利斯河，他的部隊就受到激勵，會記起他的父親曾在這個幸運的地點領軍作戰獲得勝利。然而，皇帝圍繞著他的營地修築了無法攻破的堡壘工事，看來並沒有主動出擊的打算，反倒是拒絕接受敵軍的挑戰。馬格嫩提烏斯的目標是誘使敵人應戰，再不然就迫使對手放棄有利的陣地。為了達成目的，他運用各種運動和部署的手段，配合欺敵的計謀，從他通曉兵法看來，可見得是一位有經驗的軍官。他帶領軍隊突擊重要的城鎮錫斯西亞，對首府西米烏姆發起攻擊，這些要點都位於御營的後方，期望能打開一條通路越過薩沃河，進入伊利裡亞東部各行省。要是他能將對方兵力強大的分遣部隊，誘進阿達尼的狹窄通道，就可加以分割後再各個殲滅。

高盧的僭主在整個夏天看上去一直主宰著戰場，君士坦提烏斯的部隊備感困苦而且士氣低落。他的名聲在世人眼裡日趨下降，甚至自貶身價要求籤訂和平協定，把阿爾卑斯山以外各行省的主權，全部讓給謀殺君士坦斯的兇手。能言善辯的菲利普是皇家的使臣，他極力主張這個提議，馬格嫩提烏斯的會議和軍隊都有意願接受。但是這位狂妄自大的篡位者，很不謹慎地聽從友人的諫言，下令將菲利普當成俘虜囚禁，再不然就當作人質。同時他派遣一位官員前去譴責君士坦提烏斯，說他不夠資格統治帝國，用答應赦免他的罪行來侮辱他，條件是要卸下紫袍馬上退位。皇帝基於榮譽只能這樣回答：他相信自己的理由合乎正義的要求，復仇之神必然給予保護。但是他非常瞭解自己的處境極其困難，也不敢表達心中的氣憤提出抗議。無論如何，菲利普的談判沒有發生效用，然而他使法蘭克人西爾瓦努斯這位有名聲和功勳的將領下定決心，拋棄馬格嫩提烏斯，在墨薩會戰前幾天，帶著大量騎兵投向君士坦提烏斯的陣營。

墨薩這個城市又稱埃塞克，靠著德拉弗河鄰近有一個沼澤，是匈牙利的戰略要地，現代有一座船隻做的浮橋，至少有5英里長，所以地位顯得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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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格嫩提烏斯揮軍指向墨薩，發起突擊，放火焚燒城門，正要架起雲梯攀登城牆，英勇的守備隊已經撲滅了火焰。君士坦提烏斯的部隊即將來到，使他沒有時間繼續進行圍攻作戰。皇帝立即排除妨害運動的唯一障礙，督促軍隊的主力在附近的山頭佔領陣地。墨薩四周的戰場是一片毫無掩蔽的平原，君士坦提烏斯的會戰隊形是右翼用德拉弗河做依托，在左翼方面，不僅佔有地形之利，而且配置了優勢的騎兵，延伸出去越過馬格嫩提烏斯右翼的側背。雙方從早晨開始列陣，大部分時間都在焦急地等待，並沒有發起攻擊。君士坦丁大帝的兒子巡視隊伍，用雄辯的言辭鼓勵官兵英勇作戰，退到離戰場不遠的一所教堂，在這決定勝負的日子裡，向他的部將下達命令投入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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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竭盡所能發揮奮不顧身的精神和訓練有素的技巧，確實值得君王的器重。騎兵非常明智地從左翼發起行動，整翼騎兵採用斜行隊列向前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勢掃過敵軍的右側，對方在措手不及下無法抵擋猛烈的衝鋒。但是西方的羅馬部隊訓練良好，很快就重新整頓，日耳曼的蠻族部隊習性英勇，也要保持令名於不墜。雙方的局面穩定下來，變成正常的接戰行動，這時要靠著掌握特定的關鍵因素，才能捕捉戰機，造成態勢的逆轉，整個會戰一直打到深夜才分出勝負(公元351年9月28日)。

君士坦提烏斯依賴騎兵發揮戰力才能獲得最後勝利，他的重裝騎兵就像一群鋼鐵鑄成的巨人，身上的鎖子甲發出耀眼的光芒，用沉重的長矛衝開高盧軍團堅強的陣式。等到軍團開始敗退，第二線輕騎兵分隊的運動更為靈活，手執長劍殺進敵軍退守所形成的空隙，使得對方大亂，無法掌控部隊。這時數量龐大的日耳曼主力幾乎毫無掩護，完全暴露在東方弓箭手矢無虛發的火力之下，整個蠻族部隊被痛苦和失望所驅策，為了逃命投身於德拉弗河寬闊的急流。總共有5.4萬人被殺，勝利者的戰死人數竟超過戰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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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證明作戰的場面是何等堅忍和激烈。有位古代作者特別提到，帝國的兵力在墨薩會戰中消耗極為慘重，尤其是有戰鬥經驗的老兵損失更多，如果不是這樣白白犧牲，非但可以用來防衛帝國的邊疆，更能贏得對外戰爭的勝利，增加羅馬光榮的名聲。雖然有個被收買的演說家大力抨擊，指責僭主在應戰伊始就拋棄自己的旗幟逃離戰場，但這種空穴來風的話根本不值得相信。馬格嫩提烏斯展現出將領和軍人的風範，一直到局面無法挽回而且營地被敵軍佔領，考慮到安全才丟掉皇室的標飾。他克服了很多困難才擺脫輕騎兵的追擊，對方始終牢牢地跟在他身後，從德拉弗河岸一直糾纏到尤里安阿爾卑斯山麓。


 十、君士坦提烏斯蕩平內亂之綏靖工作(352—353 A.D.)

冬天快要到來，生性怠惰的君士坦提烏斯提出很勉強的理由，把戰爭行動延遲到第二年春天(352 A.D.)。馬格嫩提烏斯的行營設在阿奎萊亞城，他下定決心要固守山區和沼地的通路，以防衛威尼斯行省的邊界。他在阿爾卑斯山的一座碉堡，被對方無聲無息一舉攻佔，只要人民還偏向於支持僭主的作為，他絕不會放棄對意大利的掌握。但是等到尼波提安的起兵舉事失敗以後，僭主的大臣實施殘酷的報復行動，在羅馬人的心中留下恐怖和憤恨的深刻印象。尼波提安是優特羅皮婭公主的兒子，也是君士坦丁的侄兒。這位生性衝動的青年，對於西部帝國的權杖竟被叛逆的蠻族所篡奪，感到氣憤填膺，就將奴隸和角鬥士武裝起來，組成一支鋌而走險的隊伍，擊敗羅馬實力衰弱只能維護社會安寧的警衛隊，接受元老院所提供的人質，然後僭用奧古斯都的頭銜。他的統治僅維持了28天，很快就垮台了。隨著正規部隊的進軍，充滿野心的希望頓時破滅，尼波提安被殺，他的母親優特羅皮婭和追隨者全部被害。叛亂行動遭到鎮壓，馬格嫩提烏斯發佈「公敵宣告名單」，凡是與君士坦丁的名號和家族有親屬關係，或是涉及舉事反抗的人員，都逃不脫制裁的毒手。但是在墨薩會戰以後，君士坦提烏斯立即成為達爾馬提亞海岸的主人，一群被放逐的貴族冒險在亞得裡亞海的港口裝備一支艦隊，從勝利者的營地裡獲得保護，開始進行報復的行動。他們的同袍傳來秘密的消息，羅馬和意大利的城市已經被說服，要在他們的城牆上插上君士坦提烏斯的旗幟。心懷感激的老兵因他的父親而過著富裕的生活，現在向他的兒子表達忠誠感恩之心。意大利的騎兵、軍團和協防軍重新向君士坦提烏斯宣誓效忠。篡奪者察覺到棄職逃亡的人數在增加，被迫帶著仍舊對他忠心耿耿的部隊撤退，越過阿爾卑斯山回到高盧的行省。不過，有一支分遣隊奉命對馬格嫩提烏斯的部隊施加壓力，截斷他們逃離的路線。然而過於目中無人的結果是，對手在帕維亞平原找到機會，轉過身來襲擊在後追趕的部隊，將他們屠殺殆盡。雖然這對勝利毫無助益，但是總算一洩心頭之恨。

氣數將盡的馬格嫩提烏斯雄風頓失，知道毫無希望反敗為勝，只能主動求和。他先派遣能力信得過的元老院議員，接著是幾位主教，認為憑著他們的聖職會蒙優容接見，要他們向君士坦提烏斯說明他願意卸下紫袍退位，奉獻餘生為皇帝效犬馬之勞。君士坦提烏斯公開宣稱自己不變的決心，就是要懲治兇手的罪行，勝利的軍隊將瓦解所有的抵抗，但是其他人只要拋棄反叛的旗號，答應盡量給予寬恕和赦免。一支皇家的艦隊很容易就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掌握在手裡，摩爾人各族不再觀望，立刻向皇帝表示臣服。相當戰力的部隊登陸以後通過比利牛斯山，向著馬格嫩提烏斯最後的根據地里昂前進。僭主因遭遇的災難而凶性大發，何況他本就不是善良之輩，極有可能採取各種極端行動，逼得高盧的城市隨著他一齊玉石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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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這些城市決定不再坐以待斃，特裡夫是禁衛軍治理下的首府，發出叛變的信號，關上城門反對德森提烏斯，他被他的兄長擢升到愷撒和奧古斯都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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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森提烏斯不得不從特裡夫撤退到桑斯，但立刻就被日耳曼的軍隊包圍。君士坦提烏斯竟將這種帶來不良後果的伎倆，引用到羅馬的內戰衝突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皇家的部隊打開科蒂安·阿爾卑斯山的通道，在塞琉古山的血戰中，馬格嫩提烏斯的黨派從此被烙上叛逆者的惡名。他沒有能力再組織一支大軍進入戰場，忠貞的衛隊被暗中收買。當他在公眾中出現要用言辭來激勵士氣時，受到的「歡迎」是異口同聲的呼叫：「君士坦提烏斯皇帝萬歲!」僭主現在發覺，他們準備犧牲他這最受厭惡的罪犯，來換得寬恕和賞賜。他為了不讓他們得逞，就用佩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公元353年8月10日)，這比被敵人處死更輕鬆也更有榮譽。而且他們為了復仇，就會用正義和親情做借口來大肆渲染。德森提烏斯在得知兄長去世的消息後，也步其後塵上吊自殺身亡。

謀逆活動主使人馬塞利努斯在墨薩會戰後消失蹤跡，
[192]

 這個叛亂失敗被判有罪的政治團體，在其倖存的領導人物被處決後，社會秩序逐漸恢復安寧。嚴酷的審訊行動延伸到每個涉及叛逆案的人員，不論是自願參加還是被迫入伙，全不放過。綽號叫「株連者」的保羅，辦案有高明的技巧而且行事極為殘苛，被派到不列顛遙遠的行省，追查漏網後潛伏的謀逆分子。馬丁是這個島國的副行政長官，對這種做法表示非常氣憤，就被羅織犯罪的證據，逼得總督怒極用劍刺傷皇室的大臣，最後只有了結自己的性命。帝國西部最無辜的臣民也受到牽連，不是放逐邊陲就是籍沒家產，有的被處死甚至受到酷刑迫害。怯懦的人通常表現出暴虐的天性，君士坦提烏斯毫無惻隱之心。


 第十九章 君士坦提烏斯獨自稱帝 加盧斯之死 尤里安身處險境 尤里安在高盧的勝利(351—360 A.D.)


 一、豎閹亂政及對君士坦提烏斯的影響(351—353 A.D.)

君士坦提烏斯獲得內戰勝利之後，將整個羅馬帝國被分割的行省又重新統一起來。這位軟弱的君王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都缺乏天生的領導才能，他不但懼怕自己的軍事將領，還不相信手下的大臣，使得他在軍事上的勝利，只不過是在羅馬世界建立起宦官階層的統治。那些可憐的畸人是古老東方世界專制制度下的產物，使用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管理皇帝後宮的嬪妃和壓制不服從專制統治的人民。羅馬皇帝因為要模仿亞洲的奢華生活，宦官遂也被引入希臘和羅馬，後來他們的人數迅速增加。在奧古斯都時代，招人厭惡的侍閹原本被看成服侍埃及王后的怪物，後來卻逐漸進入貴婦人和元老院議員的家庭中，甚而進入皇帝的宮廷中。圖密善和涅爾瓦(Nerva)用嚴厲的詔書加以限制，高傲的戴克裡先卻是非常喜愛與重視，謹慎的君士坦丁將這些人貶到最低賤的地位。
[193]

 但是等到墮落的兒子即位以後，侍閹在宮廷的人數卻是日益增多，並且逐漸瞭解與掌握君士坦提烏斯的機密會議。一般人都厭惡和蔑視這些殘缺不全的傢伙，認為他們不再具備人類的正常機能，根本不可能懷有任何高尚的感情，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活動。
[194]



豎閹都擅長諂媚奉承和陰謀詭計，交互利用君士坦提烏斯的畏懼、怠惰和虛榮，控制他的思想和行動。
[195]

 君士坦提烏斯根本是從哈哈鏡裡看到帝國的繁榮，竟然毫無顧忌縱容他們的不法行為：攔截受害行省向皇帝提出的請願書；通過貪贓枉法和出賣官職以獲得大量財富；讓別有用心的人士從他們手中買得特殊權力以提高地位，而使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受到屈辱；
[196]

 聽任豎閹對那些具有獨立精神、不屑請求奴隸保護的正人君子，發洩心中的仇恨。這些奴隸當中以寢宮總管尤西比烏斯(Eusebius)最為著名，君主和整個宮廷全都受到他的控制，以致一位公正的歷史學家諷刺說，君士坦提烏斯倒能得到這位狂傲的寵臣幾分信賴。在他使用詭計的慫恿下，皇帝對倒霉的加盧斯簽署處決令，從而在玷污君士坦丁家族榮譽的濫殺名單上增添新的罪行。

君士坦丁的兩個侄兒加盧斯和尤里安，僥倖逃過士兵憤怒的屠刀，這時哥哥才不過12歲，弟弟剛6歲。由於哥哥體弱多病，留在君士坦提烏斯身邊，依靠虛偽的憐憫過著朝不保夕、寄人籬下的生活。君士坦提烏斯知道，如果殺死兩個幼小的孤兒，等於赤裸裸向世人暴露他的殘暴。
[197]

 他們被分別安置在愛奧尼亞和比提尼亞的城市裡，作為流放和接受教育的地方。然而，隨著他們逐漸長大，勾起皇帝猜忌之心時，為了以策萬全，他將兩個不幸的青年關在愷撒裡亞附近的馬色蘭城堡。他們在六年的囚禁生活中，所受到的待遇，一半倒是如願以償，有細心監護人的照顧，一半則充滿對多疑暴君的恐懼。
[198]

 他們的監獄是幾代卡帕多細亞國王所住的王宮，環境優美，建築壯觀，室內十分寬敞。他們在最優秀的老師指導下，進行知識的學習和體格的鍛煉。有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被指派前來侍奉或更應該說是看管君士坦丁的兩個侄子，倒也無愧於他們高貴的身份。但是，這兩個小孩非常清楚，他們已經失去財產、自由和安全的保障，完全與社會隔絕，再也見不到他們所信任或尊敬的人士，每天只能和嚴格按照暴君命令行事的奴隸相伴，度過淒涼的時光，而且那位暴君對他們造成的傷害，也使他們完全斷絕了和解的希望。

然而，之後由於政治形勢的緊迫，皇帝也或許是他的宦官，不得不給21歲的加盧斯加上愷撒的頭銜(公元351年3月5日)，而且，為增加雙方牢固的政治關係，還把君士坦提娜公主嫁給他。在一次正式會晤中，兩位君王互相保證從此絕不讓對方受到傷害，然後毫不拖延地回到各自的領地。君士坦提烏斯繼續向西進發，加盧斯則在安條克定居下來，管轄東部統領的五個大行政區。
[199]

 在這次幸運的陞遷中，新加封的愷撒當然不會忽略他的弟弟尤里安，讓他同樣得到合乎身份的稱號、表面上的自由和一份世襲的財產。
[200]




 二、加盧斯的性格作風和殘酷惡行(351—354 A.D.)

史家提到加盧斯時總是表現出口誅筆伐的態度，認為這位愷撒根本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甚至就是尤里安也想遮蓋自己兄長的敗德惡行。加盧斯既沒有天分和才氣，更缺乏不恥下問的精神來彌補學識和經驗的不足，就這樣從監獄擢升到帝王的寶座。他自小身遭慘禍，生長在孤獨的環境裡，沒有人給予指導和糾正，養成陰鬱而粗暴的乖戾性格。忍受回憶的痛苦使他失去同情心和寬厚的性情，抱著睚眥必報的心理，對於接近的人員或權力壓制下的臣屬，會突然發作無法控制的狂怒，甚至給這些人帶來送命的危險。
[201]

 君士坦提娜是他的妻子，前面曾經提到過，她不算一位女人，而是一個地獄的潑婦，用嗜血的無饜胃口，給她的丈夫帶來難以忍受的苦惱。
[202]

 她從來沒有發揮正面作用的影響力，提出仁慈和寬厚的意見，反而要激起他那凶狠惡毒的情緒。她愛慕虛榮，把女性的溫柔置之度外，為了一串珍珠項鏈就痛下毒手，使得一位清白無辜而操守良好的貴族被奪去生命。
[203]



加盧斯的殘酷暴行，有時會公開地展示在對民眾和軍方的行刑中，有時因為違反法律和審判程序，就加以掩飾偽裝。安條克的私人住宅和公共場所，到處充滿著密探和告發者，就是愷撒自己也會穿上平民服裝隱藏身份，帶著憎惡的目光去刺探消息。宮殿裡處處可見殺人的凶器和刑具，敘利亞的首都瀰漫著憤恨不平的怨氣。東部的君王因為自己恐懼的太多，而值得自己統治的又太少，所以選擇臣民作為洩憤的對象，用無中生有的叛逆來指控省民，就是連自己的廷臣也不信任，猜想他們藉著機密的通信，激怒怯懦的君士坦提烏斯使其對自己產生疑懼之心。豈不知這樣一來，等於是剝奪了自己唯一的支持，也就是人民的擁戴，同時也使得親者痛而仇者快，使皇帝有堂皇的借口使他丟掉帝位和性命。

只要內戰還尚未決定羅馬帝國的命運，君士坦提烏斯就對那位被選出來統治東部的君王，裝著不知道他懦弱和殘酷的施政作為。他一得到高盧的僭主派出刺客到安條克的消息，就公佈出來讓公眾知道，皇帝和愷撒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是同一陣營的。為了聯合所有力量面對同一位敵人，他必須容忍加盧斯。
[204]

 然而，君士坦提烏斯的勝利已成定局，那位完全依賴於他的共治者，對他既沒有幫助也無法形成威脅了。皇帝不僅對所有的事務要求嚴格，而且用多疑的眼光予以詳細地調查，於是他暗地裡決定，要剝奪加盧斯的紫袍，或者至少要他離開亞細亞安逸享受的環境，參加困苦而危險的日耳曼戰爭。提奧菲盧斯是敘利亞行省的執政官，因糧食歉收以致供應不足，遭到安條克民眾的殺害。這被認為是心生怨恨的加盧斯在背後的縱容和指使。這起事件不僅是惡性重大的暴虐行為，更是對君士坦提烏斯統治的無上權威構成危險的輕侮舉動。在這種狀況下，兩位「特勳階」的大臣——東部禁衛軍統領圖密善和宮廷財務官蒙提烏斯負有督導和改善東方的局勢的特殊任務。他們被叮囑在晉見加盧斯時，舉止要溫和有禮，用最高明的手腕說服他，接受兄長和共治者的邀請(354 A.D.)。

魯莽的禁衛軍統領沒有採用審慎的措施，使得自己喪失性命，也牽連到加盧斯難逃滅亡的命運。圖密善抵達安條克以後，在經過宮廷的門前就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態度，用旅途勞累身體微恙做借口，接連幾天杜門不出，暗中準備一份煽風點火的報告，傳送給皇帝的宮廷。最後經不住加盧斯的再三邀請，禁衛軍統領屈就對方參加會議。但是他剛開始就口述簡單而傲慢的訓令，意思是愷撒要立即趕回意大利，根本不留給他料理家事的時間，而且加以威脅，要是延誤或是遲疑就會受到懲罰。身為君士坦丁的侄兒和女兒，無法忍受一位臣下的無禮，這對夫妻為表示自己的憤怒，立即交代衛兵看管圖密善。雖然發生爭執，但仍有調解的空間。然而蒙提烏斯這個政治人物，雖然具備手腕與經驗，卻由於輕舉妄動使得事態的發展不堪收拾。
[205]

 財務官用傲慢的語氣指責加盧斯，未經授權怎麼可以免除官員的職位，怎麼敢囚監禁衛軍統領。加盧斯召開軍政官員的聯席會議，要求兩位代表就統治權限的問題，對個人和權責提出辯護。等到他那魯莽的性格被激怒以後，聽從下面人最危險而且不顧一切的意見，這種草率的行為就等於宣戰。他命令警衛全副武裝，把安條克的民眾集合起來，激起大家狂熱的情緒，呼籲大家重視愷撒的安全，對他受到的侮辱採取報復行動。民眾服從他的命令帶來致命的後果，他們喪失理性把禁衛軍統領和財務官抓出來，用繩索綁住雙腿拖過城市的街道。不幸的受害者在咒罵聲中被折磨得遍體鱗傷，血肉模糊的屍體被投入奧龍蒂薩河中。
[206]




 三、加盧斯亂政被黜及遭到處決(354 A.D.)

不管怎麼說，發生這種行為完全出於加盧斯的唆使，以後要想認定自己的清白無辜，唯一的希望是訴諸戰爭的勝利。但是這位君王的內心首鼠兩端，交織著暴亂和軟弱，既不敢僭用奧古斯都的頭銜稱帝，也不敢動用東方的部隊和財力來保護自己。君士坦提烏斯故意裝出平靜無事的樣子，讓他上當受騙。皇帝在不知不覺中將亞細亞的老兵軍團調走，使加盧斯的宮廷毫無實力，空虛得不堪一擊。但是君士坦提烏斯認為在加盧斯的首都將他逮捕，仍舊會帶來危險，要是能用緩慢而更安全的手法來加以掩飾，豈不是更容易手到擒來？君士坦提烏斯像平常那樣寫了一封信，裡面滿是信任和友情的表白，卻帶來莫大的壓力，信裡規勸愷撒要善盡居高位者的職責，在軍國大事上能夠分勞分憂，要他用親身蒞臨、提供意見和支援軍隊的方式，來協助西部帝國。在新仇舊恨的相互傷害之下，加盧斯知道無法善了，感到畏懼萬分，但是他完全放棄了逃走或抵抗的機會。當時有位護民官名叫斯庫底洛，是一個貌似忠實的軍人，卻用花言巧語騙他放心不會有事。他想靠著妻子君士坦提娜幫他說話，誰知她竟然因水土不服而逝世，結果她所犯下的貪婪惡行，全部算在他的頭上，讓他更難逃滅亡的命運。
[207]



拖延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滿心勉強的愷撒起程前往皇帝的宮廷，從安條克到哈德良堡，帶著富麗堂皇的長列車隊，橫越自己所管轄的廣闊疆域。他用賽車場的比賽節目，款待君士坦丁堡的民眾，為了自我安慰真是煞費苦心，也想隱瞞焦慮的情緒不讓世人得知。無論如何，旅程的狀況使他警覺到迫近的危險。在所有主要的城市，遇到的大臣早已有打算，奉命要逮捕他的官員窺探他的動靜，防備他在絕望中做垂死的反撲。在他離開安條克以後，派員接收他所留下的行省。他在路途上遇到很冷淡的致意，有的根本置之不理。公路兩旁駐紮的軍隊，在他的車隊接近時，聽從預先的計劃撤離，以免滋生事端，引起不必要的內戰。
[208]

 加盧斯得到允許在哈德良堡休息幾天以後，接到一道內容傲慢而又毫不通融的旨意，要求他把聲勢浩大的隨從隊伍留在當地，他自己只能帶10輛驛車，盡快趕到皇帝在米蘭的行宮。在迅速行進的途中，過去因為他是君士坦提烏斯的兄弟和共治者分外尊敬他的官員，慢慢變得毫無禮貌，對他的言行敷衍而冷漠。加盧斯從這些隨員的面容上看出來，他們雖然是護衛，但馬上就會變成處決他的劊子手。他開始後悔自己行事的荒唐魯莽，在恐懼和悔恨中回想他的作為，明白如今惹來悲慘的命運完全是咎由自取。

迄今為止對他的掩飾行為，等到了潘諾尼亞的佩托維奧全部掀開。他受到指示前往郊區一座宮殿，將領巴爾巴提奧帶著一隊精選的士兵，等待著地位崇高的犧牲者到來，一點憐憫之意都沒有，也無法用金錢收買。等快到黃昏時，他很可恥地被剝奪愷撒的頭銜，然後遭到逮捕，立即被送到伊斯特裡亞位於波拉幽僻的監獄，近年來很多皇室人員在此喪命。他感到大禍臨頭，等到他那不共戴天的仇敵歐西比烏斯出現，自知已無法倖免。這位閹宦是以皇帝的代表和法官的身份，來審訊他在東方的作為和行動。加盧斯為羞慚和罪行所壓倒，毫無反抗的能力，承認受到指控的所有刑事罪名和謀叛行為，但是聲稱全部歸咎於妻子的指使。君士坦提烏斯原來對這件事就帶著先入為主的成見，等到核閱審訊記錄，更是氣憤萬分。皇帝相信與他勢不兩立的堂弟只要活在世上，就對他的安全構成威脅，於是簽署死刑判決書，傳送出去後立即執行。君士坦丁的侄兒雙手被綁在背後，像十惡不赦的罪犯在監獄被斬首(公元354年12月)。
[209]

 當時有人要為加盧斯開脫，好減輕皇帝的殘酷懲罰。皇帝被說動起了憐憫之心，盡力想要追回血腥的處決令，派出第二位信差傳令暫時緩刑。但是被閹宦阻止未能成行，因為他畏懼加盧斯記仇的性格，同時也想把東方富庶的行省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尤里安身處險境仍能力學不懈(355 A.D.)

君士坦提烏斯·克洛盧斯為數眾多的後裔，目前除了在位的皇帝，只有尤里安倖存於世。不幸生於帝王家使他受到加盧斯罷黜事件的牽連，原本被放逐到愛奧尼亞美麗的鄉間，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事發後立即在重重警衛的監護下被押解到米蘭的宮廷，在那裡過了七個月心驚膽戰的生活，時刻憂慮會遭到可恥的處決。他的家人歷盡迫害，連朋友和僕從都受到牽連，每天都有人為此喪命，有些慘劇就在他的眼前發生。他的面容表情、舉止態度，即使他沉默不語，都有人帶著不懷好意的眼光，在一旁詳細地觀察。他不斷受到敵人的攻訐和圍剿，還好並沒有觸怒這些人，畢竟要想耍心機玩手段他還是門外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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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即使處於不幸的逆境，尤里安依然在無形中培養出了堅忍和審慎的修養，像保護生命那樣維護自己的榮譽，不因宦官的狡猾詭譎而被構陷獲罪。他們處心積慮想套出他的肺腑之言，他卻始終保持警覺，抑制自己的悲傷和憤慨。他因高貴的性格而不屑於奉承暴君的作為，不肯假裝認同兄長的被謀殺是罪有應得。

尤里安把自己能夠大難不死，歸之於神明的保佑，罪孽深重的君士坦丁家族接受正義的審判，遭到絕滅的懲處，唯獨他因清白無辜獲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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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所施予他的援手，正是優西比婭皇后
[212]

 對他的關照之情，他內心充滿感激。皇后是位美麗而賢德的婦女，她能左右丈夫的心意並且在丈夫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她運用很多措施來平衡宦官弄權的不法活動。尤里安在保護人的說項之下，得到允許到宮廷覲見皇帝。他獲得相當的自由來為自己的狀況提出辯護，皇帝聽取了他的傾訴。雖然他的敵人一直力言，加盧斯之死會產生仇恨，即使對尤里安加以赦免，還是會對皇帝帶來危險。不過，優西比婭溫和的處理方式還是在會議裡佔了上風。宦官畏懼第二次會面可能產生的效果，就勸說皇帝將尤里安放逐。皇帝聽從勸告，將尤里安暫時送到米蘭附近，後來才想到雅典這個城市，是最合於尊貴身份的放逐地點(公元355年5月)。

尤里安自己從幼年時期開始，就將希臘的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學術知識和宗教信仰，不僅將之作為嗜好而且為其奉獻出全副熱情。他以愉快的心情遵奉命令，遠離喧囂的軍隊以及陰險的宮廷，平生素志終能如願以償。他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在學院的樹叢之下，與當代的哲學家自由交談討論。他們孜孜不倦教導皇家學生，陶冶他天賦的稟性，鼓舞其自負的才情，激勵獻身的精神。這種辛勞並非沒有收穫，尤里安以神聖不可侵犯的態度保護雅典，他對雅典的關懷之情一直在慷慨的心胸裡盤旋不已，這裡是他的權力成長之地，也是一生中最難忘的回憶。溫煦文雅以及和藹可親的態度，崇高的地位加上高貴的氣質，使得哪怕是初次交談的陌生人，也和一般市民那樣為之傾心不已。有一些同學或許會用帶著偏見和憎惡的眼光，檢驗他的行為，但是尤里安在雅典的學院裡，建立起沛然自若的風格，大家都肯定他的德操和才華，而且很快傳播到羅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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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在雅典不問世事，把時間全部用來專心學習時，皇后卻在為他的前途打算，一點都沒有疏忽不管，決定要按照計劃去推行。自從不久之前愷撒棄世，留下君士坦提烏斯單獨料理國事，龐大帝國所累積的重壓使他備感辛勞。就在內戰的傷口快要癒合之際，高盧的行省卻因蠻族的肆虐而刀兵四起，薩爾馬提亞人不再視多瑙河為插翅難越的天塹，逍遙法外的伊索裡亞人打家劫舍的惡行更為猖獗。這批強盜從崎嶇的山地衝下來，蹂躪鄰近地區，甚至膽敢圍攻塞琉西亞的主要城市，所幸有三個羅馬軍團嚴密守備，才未讓他們得逞。最關鍵的是，波斯國王因得勝而得意忘形，再度威脅亞細亞的和平，於是西方和東方都亟須皇帝的御駕親征。君士坦提烏斯首次誠心默認，以他一己之力無法事無鉅細照應廣大的疆域。那些奉承的阿諛之辭，說他憑著全能的才華和天賜的洪福，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現在已經無濟於事，因此他能夠心平氣和聽取優西比婭的建議，滿足厭倦怠惰的情緒，又不會觸犯猜忌的傲慢心理。

優西比婭意識到加盧斯的陰影始終盤踞皇帝的心頭，於是提及兩兄弟從幼年時就完全相異的性格，可以比之於圖密善和提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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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種方式很巧妙地轉移君士坦提烏斯的注意力。她不斷灌輸皇帝這種看法——尤里安是一位稟性溫和毫無野心的少年，只要授予紫袍就會忠心耿耿感恩圖報；同時他有資格升任一人之下的高位，為皇室增添榮譽，不會爭權奪利，搶走君王和恩主的光彩。受寵的宦官雖然反對，但在私下經過一番頑固的奮鬥以後，還是屈服在皇后的權勢之下。皇帝決定在尤里安與自己的妹妹海倫娜舉行婚禮以後，授予他愷撒的頭銜，讓他統治阿爾卑斯山以外的國土。

雖然有召他返回宮廷的命令，也暗示他即將被授予的高位，但當尤里安不得不離開喜愛的隱退地，帶著含淚面容悲傷地告別雅典人民時，他依然為自己的生命、氣運甚至未來的事功而擔憂不已，唯一的信心來自堅定的信念，相信密涅瓦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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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賜給他力量，告訴他該如何行事，同時從日神和月神那裡，獲得天使在冥冥之中所給予的保護。他滿懷憂懼趕赴米蘭的皇宮，發現那些謀害家人的兇手，帶著虛偽的面孔和充滿奴性的態度向他招呼時，坦誠的青年不會掩飾自己憤憤不平的情緒。優西比婭為完成仁慈的策劃而無比喜悅，像一位姊妹那樣溫柔地接待他，用擁抱盡力驅除他心中的恐懼，為他安排光輝的前途，使他抑鬱的恨意得以調解。當他第一次把希臘哲學家的長袍換成羅馬帝王的軍服時，剃去鬍鬚的面容和侷促不安的樣子，好幾天都在宮廷引人發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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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君士坦提烏斯擢升尤里安為愷撒(355 A.D.)

君士坦丁時代的皇帝在選擇一位共治者時，不必再移樽就教元老院，但是為使提名的批准獲得軍方的同意，認可的過程還是讓人感到焦慮。在這樣嚴肅的場合，全副戎裝的警衛和駐地在米蘭附近的軍隊全部參加。君士坦提烏斯登上高台，手牽著堂弟尤里安，這天正是他25歲的生日(公元355年11月6日)。皇帝精心準備講詞，構思完美而且富麗堂皇，明確表示各種危險威脅到國家的繁榮，需要提名一位愷撒負責西部的政局。要是他的這一意見得到認同，那麼只有君士坦丁的侄兒才有資格獲得紫袍的尊榮。這時下面響起一片滿意的喃喃聲，得到了士兵的認可。他們注視著尤里安坦率的面容，很高興地看見他的眼中閃爍著熱情的火花，帶著溫煦的羞澀而緩和下來，這是他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表現出男子漢的氣概。接著進行他的任職典禮，君士坦提烏斯用充滿威嚴的口吻向他講話，因他的年齡和地位居長，必然會採用這種方式，他告誡新任愷撒建立英雄的事業，不要辜負神聖而不朽的名號。皇帝對共治者提出強烈的保證，他們的友情絕不會受到時間的磨損，也不會因遠距離的分離而告中斷。等到演說完畢，士兵用盾牌撞擊膝蓋，發出巨大的讚許聲音。軍官圍繞將壇，用相當含蓄的態度，向君士坦提烏斯表示要建立功勳以報答拔擢之恩。

兩位君王乘坐同一輛戰車回到宮廷，在緩慢的遊行途中，尤里安內心背誦所喜愛的荷馬詩句，以舒緩對前途未卜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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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敘任式以後，愷撒在米蘭停留24天，他統治高盧的第一個月，等於過著華麗而嚴苛的囚禁生活，獲得的尊榮不足以補償所喪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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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行動受到監視，通信受到攔截，基於審慎起見，不得不婉拒最親密友人的來訪。過去跟隨他的家臣，只允許四個人留在身邊：兩名侍從、一名醫生和一名圖書管理員。圖書管理員是專門雇來照料高價搜集的書籍，這是皇后送給他的禮物。她很用心地研究各種學識，在這方面與她的朋友一樣培養出濃厚的興趣。除了幾位忠誠的僕人以外，基於愷撒的地位崇高，需要有一班家務人員在旁照料。這些人都是一群奴才，對於新主人根本沒有任何忠誠可言，大部分人員一無所知而且滿懷疑慮。他缺乏經驗，非常需要一群明智之士在旁協助；詳細的指令規定他在用餐時的服務以及如何分配時間，這種做法只適用於導師嚴格管理下的年輕人，而不是獨當一面指揮重要戰爭的君王。要是他表現出熱切期望獲得臣民擁戴的心情，這時君王就會因忌憚而感到不滿並加以阻撓，甚至就是婚姻的結晶，也因為優西比婭心懷嫉妒的詭計而流產。她在這一方面，似乎完全缺乏女性的溫柔，也失去寬宏大量的氣度。

尤里安回憶父親和兄弟的遭遇，不時提醒自己正處於險境之中。西爾瓦努斯不幸的命運更增加了他的憂慮。西爾瓦努斯在擢升前那個夏天，被選中擔任重大的任務，要從蠻族僭主的手中解救高盧。但是這位將領很快發現他在宮廷中留下了最危險的敵人，在幾位主要大臣的鼓動之下，道行高深的告密者弄到了他寫的幾封推薦信，將書信的內容抹掉只留下簽名，空白的羊皮紙暗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由於他的朋友鍥而不捨的努力，這件陷人入罪的陰謀最終被識破。在皇帝主持的重要會議中，政府和軍方將領參加，無辜的西爾瓦努斯得到平反。但是陰謀破獲太遲，對他進行誹謗的報告和倉促籍沒他的家產，使他感到自己受了不白之冤，氣憤的長官起而叛變。他在大本營科隆登基稱帝，採取積極的行動，威脅要入侵意大利和圍攻米蘭。在這場危機發生以後，一位與他同階的將領烏爾希西努斯再度受到重用，過去他在東部的政績出眾，卻因受到一場叛亂的牽連而去職。他為同樣性質的冤屈所激怒，就發佈煞有其事的聲明，急著率領一些追隨者投效西爾瓦努斯的陣營。烏爾希西努斯的行動完全是皇帝的安排，接著他就背叛了過於輕信的朋友，於是西爾瓦努斯的統治只維持了28天就慘遭殺害(公元355年9月)。士兵並沒有犯罪的意圖，只是盲目追隨領導者，這時立刻恢復他們對帝國的忠誠。那些奉承君士坦提烏斯的人，盛讚君王的智慧和運道，說他不費吹灰之力消弭內戰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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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君士坦提烏斯巡視羅馬及多瑙河的征戰(357—359 A.D.)

君士坦提烏斯與尤里安分別以後，為了保護雷提亞邊區和迫害正統基督教會，在意大利停留18個月。皇帝在回到東方之前巡視古老的都城(公元357年4月28日)，出盡風頭也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從米蘭沿著埃米利亞大道和弗拉米尼亞大道前往羅馬，等他距離城市不到40英里時，這位在行軍途中的君王，過去從未征服過國外的敵人，此時竟然要擺出凱旋式的行列。所有的大臣穿著華麗的服飾，組成金碧輝煌的扈從隊伍，在承平時期被無數侍衛和御騎前呼後擁。這些禁衛軍分隊全副戎裝，衣甲鮮明，絲質旗幟用金線做成浮雕，繡成各種龍形，在皇帝四周迎風飄揚。君士坦提烏斯獨據一輛華麗的御車，龐大的車身用黃金和名貴的寶石做成裝飾，除了在通過城門時低頭致敬外，他裝出一副凜然不可冒犯的神色，帝王的莊嚴使他看上去巋然不動。宦官把訓練波斯青年時的嚴格紀律帶進宮廷，他們諄諄教誨皇帝要養成忍耐的習性，因此在緩慢而酷熱的行進當中，皇帝安然穩坐，全身絲毫不動，也不會左顧右盼，四處張望。羅馬的官員和元老院議員全部出來接駕，皇帝很留心地打量共和國的市民尊容，以及貴族家庭的執政官形象。無數民眾排列在街道兩旁，在暌違三十二年以後，再能夠見到神聖的君王，群眾一再歡呼表示欣慰之情。君士坦提烏斯很幽默地表示，好像全人類突然集合在這個地方，真是使他大吃一驚。

君士坦丁之子臨時居留在奧古斯都的宮殿，主持元老院的會議，在西塞羅經常登臨的講壇上，對著議員發表高論。他在賽車場的比賽中受到非常慇勤的接待，接受金冠和頌詞，這是他統治都城的象徵，特別為這次大典準備。他在短暫的30天訪問期間，花費很多時間視導藝術和權勢的紀念物，它們散佈在羅馬七山和其間的谷地。他讚譽卡皮托神殿的威嚴氣勢，卡拉卡拉以及戴克裡先浴場的龐大高聳，萬神殿的對稱簡樸，提圖斯大競技場的氣象萬千，龐培劇場以及和平女神廟的典雅結構，然而要說超凡入聖的建築物當屬圖拉真廣場和紀念圓柱。君士坦提烏斯承認要不是這些建築物既創新而又雄偉，能夠獲得舉世稱譽的聲名，否則就配不上世界的首府。今天的旅客注視古代羅馬的遺跡，從無瑕美景的光輝中抬起頭來，心中常會頓生不勝唏噓之感。

君士坦提烏斯對這次視導行程感到很滿意，也激起他的好勝之心，要對羅馬呈獻紀念物以表達感謝之意和慷慨之誠。他最初的想法是比照圖拉真廣場，豎立巨大的大理石雕像和騎馬銅像，但是在深思熟慮以後，考量到執行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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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選擇用裝飾都城的方式，把埃及的方形尖石碑當禮物送給羅馬。年代久遠文明燦爛的時期，在創造拼音文字之前，古老埃及統治下的城市像是底比斯和赫利奧波利斯，豎立起相當數量的方形尖碑，它們那簡單的造型和堅實的材質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歷盡時光的侵蝕和人事的滄桑，毫無損傷，巍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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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根很特別的石柱被奧古斯都和後續各帝當作權勢和勝利的象徵，運到羅馬成為地久天長的紀念物。但是還留下一根方形尖碑，因為體積巨大而且帶有傳統的神聖性質，長時期以來逃脫征服者基於虛榮心的掠奪。君士坦丁計劃拿它來裝飾新都城，下令將它從赫利波裡斯的太陽神廟前的基座上移開，然後順著尼羅河運往亞歷山大裡亞。這時君士坦丁逝世，整個計劃就暫時停下來，而這座方形尖碑命中注定要由他的兒子獻給帝國古老的首都。為此，他特別下令建造承載力和容量驚人的船隻，用來運送極為沉重的花崗岩石柱，從尼羅河的河岸直達台伯河。君士坦提烏斯的方形尖碑在離城3英里的地方上岸，動用大量人力和技術，豎立在羅馬大賽車場之中。

君士坦提烏斯接到伊利裡孔行省傳來的警報，說行省即將陷於水深火熱的危險之中，就倉促起程離開羅馬。狂亂的內戰造成不利的影響，羅馬軍團在墨薩會戰遭受難以補救的損失，使得整個地區毫無防衛的能力，暴露在蠻族輕騎兵的威脅之下。特別是誇迪人的入侵，這個凶狠勇猛而且實力強大的民族，將日耳曼人作戰和用兵的方式，與盟友薩爾馬提亞人的作戰優勢相結合，更能發揮雙方的優點。邊區的守備部隊沒有能力阻止他們的前進，怠惰的君王最後被迫要從帝國遙遠的邊疆，將最精練的內衛軍集結起來，親自率領趕赴戰場，指揮整個戰役的進行，準備在秋季和來年的春天，全力進行這場態勢險惡的戰爭(公元357 年、公元358年、公元359年)。皇帝在用船隻搭成的橋樑上通過多瑙河，將進兵途中遭遇的敵人打得潰不成軍，直接殺進誇迪人的心臟地帶，嚴厲報復羅馬行省所遭受的災難和痛苦。喪失鬥志的蠻族立即屈服乞求和平，願意歸還俘虜的臣民；為了補償他們過去的惡行，他們提供地位高貴的人質，作為未來遵守規定的保證。第一位前來向君士坦提烏斯求饒的酋長，故示大方的廷臣拿他來做榜樣，鼓勵那些膽怯或固執的酋長起而傚法。皇帝的御營擠滿來自遙遠部落的王侯和使者，他們的國土位於下波蘭的平原，原本認為自己在高峻的喀爾巴阡山脈後面十分安全。君士坦提烏斯與多瑙河對岸的蠻族約法三章，特別是對遭到放逐的薩爾馬提亞人表示言不由衷的同情，這批人在奴隸的叛亂中被趕離自己的家園，他們的加入對於誇迪人來說是一股很可觀的力量。皇帝運用慷慨而講求權謀的政策，把薩爾馬提亞人從受制於人的屈辱狀況中解救出來，用另外的條約恢復民族的尊榮，聯合在一位國王的統治之下，成為羅馬帝國的朋友和同盟。

君士坦提烏斯宣佈自己的決定，認為各方的問題都能夠得到公正的解決，只要把利米甘特人絕滅或驅離以後，行省就一定可以得到和平。因為這個民族起於奴隸的本性，他們的風俗習慣一直在傳播邪惡的暴行。這個計劃雖然可以為他們帶來榮譽，但實行起來卻困難萬分，利米甘特人的領地在羅馬人這面，受到多瑙河的保護，與敵對的蠻族隔著蒂薩河。兩條大河之間全都是沼澤地區，經常發生氾濫，形成錯綜複雜的荒原，只有當地居民熟悉不為人知的小路和難以穿越的叢林，能夠在當地通行無阻。等到君士坦提烏斯的大軍快要接近時，利米甘特人用盡陣前求情、詐術欺騙或是武力對抗等各種辦法，但是君士坦提烏斯嚴厲拒絕他們的哀求，識破蠻族粗糙的欺騙伎倆，運用作戰技巧和堅定士氣，擊退利米甘特人暴虎馮河的勇氣。其中有一個最好戰的部落，定居在正對蒂薩河與多瑙河匯合口的小島上，答應過河參加友善的會議，好趁機對皇帝的營地發起奇襲。結果就在他們要動手時，自己卻成為背信棄義的犧牲者，四周受到嚴密的包圍，被騎兵踐踏，毫無還手之力，受到軍團的大肆屠殺。他們不願向敵人求饒，懷著大無畏的精神歷經痛苦的死亡，手裡仍然緊握著武器。這次的勝利使得相當多的羅馬人陳屍在多瑙河的對岸。泰法勒人是一個哥特人的部落，受雇在帝國的軍隊服務，在蒂薩河這邊進擊利米甘特人。自由的薩爾馬提亞人是他們過去的主人，受到希望和復仇的激勵，穿過多山的國土，進入從前屬於他們所有的中心地區。蠻族的木屋建在荒野的深處，引發火災使他們的位置無所遁形。士兵充滿信心在沼澤地區作戰，只有在通過時會帶來危險。利米甘特人最勇敢的武士處於窮途末路的困境，卻仍然決心拿著武器死戰到底，根本不作屈服的打算。但是老年人憑著他們的權勢，力主從長計議。利米甘特人帶著他們的妻子兒女，全部來到皇帝的御營，聽取征服者對他們命運的宣判。君士坦提烏斯自認有仁慈之心，願意原諒他們一再犯下的惡行，赦免這個有罪民族的餘眾，指定很遙遠的國土作為流放地，讓他們在那裡安養生息過和平的日子。

利米甘特人只有心不甘情不願地聽從命令，但是等他們抵達指定居留地，終於可以安頓下來時，又回到多瑙河河岸，盡力誇張困苦的情況，表達他們赤誠的報恩之心，懇求皇帝在羅馬行省的界線內，賜給他們一塊不受干擾的居留地。雖然過去已有多次的經驗，但君士坦提烏斯對於蠻族的反覆無常和不守信義仍不以為意，情願聽取奉承者的意見。這些人表示要是能提供一個供應士兵的殖民區，那會為帝國增添尊榮和利益，到那個時候，要獲得臣民繳納的不當罰金，比要臣民從軍服役更容易。利米甘特人得到批准可以渡過多瑙河，皇帝在靠近現代城市比尤達附近的大平原上，給予群眾覲見的殊榮。他們圍繞著將壇，看似表露出尊敬的態度，傾聽充滿溫語慰勉和莊嚴神聖的講話。這時有個蠻族把他的鞋子拋到空中，大聲地喊叫著：「瑪哈!瑪哈!」這句話表示輕蔑的挑戰，等於向群眾發出信號。他們憤怒地一擁而上要抓住皇帝本人，將他的寶座和黃金的臥榻無禮地搶走，但是侍衛拚死抵抗，使他獲得機會騎上一匹快馬，從混亂的現場逃脫。蠻族安排奸詐的偷襲是極不榮譽的行為，立即為數量和紀律都佔優勢的羅馬人所平服。在利米甘特人的名字和種族全部被絕滅後，戰鬥才宣告停止。自由的薩爾馬提亞人獲得古老的家園以後開始重建，雖然君士坦提烏斯並不相信他們善變的性格，心中仍舊希望他們感恩圖報，能夠對他們未來的行為產生影響。他對地位高貴的酋長齊扎伊斯印象深刻，這位酋長有雄偉強壯的體魄和逢迎奉承的態度，於是他賜予其國王的名號。齊扎伊斯證明他的統治策略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很誠摯而持久地維護恩主的利益。君士坦提烏斯由於獲得光輝的成就，勝利的軍隊用「薩爾馬提庫斯」的名號向他歡呼。


 七、沙普爾入侵帝國東部的作戰行動(357—360 A.D.)

羅馬帝國和波斯王國分別在遙遠的邊疆多瑙河和阿姆河，抵抗蠻族的入侵，這兩個地點相距有3000英里。至於兩國之間的國界，則在停滯的戰爭和不穩的和約之中，經歷世事的興衰和滄桑。君士坦提烏斯派駐東部的兩位大臣，一位是禁衛軍統領穆索尼安，才德不足以服人，而且缺乏誠信；另一位是美索不達米亞的卡西安伯爵，出身行伍，是個身強力壯的老兵。他們與波斯省長塔馬沙普爾展開秘密談判(358 A.D.)，使用亞細亞充滿奴性和帶著奉承意味的語言，對和平的提案加以解釋以後，再傳到波斯大王的營地。波斯王沙普爾決定派出使臣，同意羅馬人苦苦哀求所提出的條款。納爾塞斯奉命出使，一路很風光地通過安條克和君士坦丁堡，長途跋涉以後抵達西米烏姆。在第一次覲見時，雖然來使非常恭敬，但是國王傲慢的信函卻將真相表露無遺：

萬王之王沙普爾，日神和月神的兄弟(像這樣崇高的頭銜完全是東方人的虛榮心作祟)，對於他的兄弟君士坦提烏斯愷撒，在經歷了天災人禍的教訓後能更明理守分，而感到非常欣慰。身為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的法定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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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普爾要鄭重聲明，馬其頓的斯特裡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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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帝國真正的古老邊界，而作為和平的條件，只有將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所屬各行省割讓給波斯，何況這些地區都是羅馬人運用欺詐的伎倆，從他祖先的手中奪去的。沙普爾再次重申，要是不能歸還這些有爭議的國土，就不可能在穩固而長遠的基礎上，建立任何和平條約。同時他敢很自豪地提出威脅，要是使臣得不到承諾空手而歸，他準備在春季出動大軍，用武力來維護正義的要求。

納爾塞斯天生具有文雅和友善的態度，在不違背所負職責的狀況下，盡力軟化所傳信息的刺耳音調。在御前會議裡，君士坦提烏斯對信息的提出方式和內容都經過審慎的衡量，就用下述的答覆打發使臣歸國：

君士坦提烏斯有權拒絕接受派來大臣的非正式聲明，該員所扮演的角色沒有得到上位者任何明確的命令。不過，皇帝並不反對一個和平而光榮的條約，但是，像這樣的和平條件，竟趁著帝國東方實力空虛之時，直接提到羅馬世界至尊無上的皇帝面前，這不僅沒有禮貌而且極為荒謬，只有表示憤慨對使臣加以拒絕。戰陣之事誰也不能說有必勝的把握，沙普爾應該記得，羅馬人有時會在戰場吃敗仗，但是他們最後總會贏得戰爭的勝利。

納爾塞斯離開以後過不了幾天，羅馬帝國就派出三個使臣前往沙普爾的宮廷。現在波斯國王從西徐亞人的遠征中班師，回到位於泰西封的行宮。這次選出一位伯爵、一位律師和一位雄辯家，負起出使的重要任務，君士坦提烏斯私下對締結和約感到焦慮，只能寄希望於三位人選中，第一位身居高職的地位，第二位精通法律的技巧，第三位有口若懸河的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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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服波斯國王放棄固執而又無理的要求。但是雙方談判的進展，被安托尼魯斯充滿敵意的手段所反對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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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托尼魯斯是敘利亞的羅馬臣民，受到壓迫後投效敵營，沙普爾允許他參加御前會議，甚至與國王同桌共餐。按照波斯人的習慣，經常會在進食時討論重要的軍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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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頭腦靈活的亡命之徒，千方百計說服國王，使他覺得除了有利可圖以外，還可以滿足報仇的心理。他不斷激起新主子的野心，提出這時最勇敢的內衛軍正追隨皇帝，在多瑙河參與遙遠的戰爭，值此千載難逢之機，沙普爾應該立刻率領波斯大軍，與凶狠蠻族聯盟，以此強大的實力侵入精疲力竭又無防衛能力的東部各行省(359 A.D.)。羅馬的使臣無功而返，第二位大使同樣有很高的地位，但依舊無濟於事，被拒於千里之外，並且威脅說要將他處死或放逐。

正在波斯人準備用船在底格里斯河上構築橋樑時，阿米阿努斯這位服務於羅馬軍旅的歷史學家，被派遣前去觀察對方軍隊的動靜。他們在亞述平原一座小山頂上，看到遠至地平線的盡頭，全部佈滿人員、馬匹和武器裝備。沙普爾位於隊伍的前面，穿著華麗的紫袍特別引人注目，希俄奈特國王格倫貝特斯在他的左邊，這是東方人最尊貴的位置，他有著一副嚴厲的面孔，是老邁年高而威名顯赫的武士。君主把右邊的位置留給阿爾巴尼亞國王，他率領來自裡海海岸的獨立部落，省長和將領按照不同的階級散佈在兩旁。除了東方奢華的後宮行列以外，整個軍隊包括10萬名作戰人員，慣於吃苦耐勞和行軍作戰，從亞洲國家最勇敢的戰士中挑選出來。羅馬的叛徒運用各種手段，要在御前會議中引導沙普爾的行動。他提出非常明智的意見，大軍不應浪費整個夏天，進行冗長而困難的圍城作戰，而是應該直接對著幼發拉底河行軍，接著要毫不耽擱向前挺進，迅速佔領敘利亞實力薄弱而富裕繁盛的首府。

但是波斯人剛一進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就發現敵人已經早有安排，運用諸般手段以遲滯大軍的前進，破壞他們原定的計劃。居民帶著牛群安頓在防禦能力很強的地點，整片國土的糧秣和草料全部放火燒掉，在河流的徒涉地點打進削尖的木樁建造堅固的工事，各種投射機具和弩炮佈置在對岸。此時的幼發拉底河正是季節性的漲水期，這極大地妨礙了蠻族襲擊泰普薩庫斯河的橋樑，而只有奪取此地才能打開最常用的通路。他們那位極為高明的嚮導馬上變更作戰計劃，指導軍隊繞了一個大圈，雖然路途較長，但是通過富裕的地區，對著幼發拉底河的源頭前進，幼年期的巨川在那兒只是可以越過的淺水溪流。沙普爾以明智的不屑態度，對尼西比斯的實力置之不理，但當他在阿米達的城牆下通過時，決定要顯露一下自己的威勢。要是國王的御駕親征根本不畏懼守備部隊，那對方見到這種氣勢立刻就會歸順。但城上投出一支標槍，無意中褻瀆了神聖，使波斯的大王蒙受了奇恥大辱。沙普爾看到被釘在地上的皇家頭巾，知道自己打錯了算盤。氣憤填膺的君王根本沒耐性聽取大臣的勸告，他們懇求不要為滿足一時憤怒之情，而犧牲成功的大好機會。次日，格倫貝特斯帶著一群先鋒前往城門，要求城市立即投降，這是在以無禮行為冒犯君王后，唯一可接受的贖罪方式。對他這一提議的回答是矢石交加、箭如雨下。他的獨子是個英俊勇敢的少年，被從弩炮中發射出來的標槍貫穿整個胸膛。希俄奈特王子的葬禮完全採用本國的儀式，沙普爾用非常莊嚴的保證撫慰年老父王喪子之痛，會把罪惡的城市阿米達當成一個火葬堆，來給他兒子抵命，使他的英名能流傳千古。

阿米德或稱阿米達是個古老的城市，有時採用省民的稱呼叫作迪亞爾貝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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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肥沃的平原，地勢非常有利。底格里斯河的天然水道和人工溝渠縱橫交錯，可以用來灌溉，有一條水勢不大的溪流彎成半圓形，繞著城市的東邊流過。君士坦提烏斯皇帝在不久以前，將自己的名字賜給阿米達以示最高榮譽。城牆的強度增加，修建了高聳的塔樓，以提升整體的防禦力量，並設置一個軍械庫供應各種投射機具。當此處被沙普爾的大軍包圍時，正常的守備部隊已經達到七個軍團的兵力。波斯國王在開始時抱著樂觀的希望，認為靠著按部就班的正規攻擊就能獲得勝利。在他那聲勢浩大的陣營裡，參與的幾個國家都被分別指定了展開的位置：維爾泰伊人在南邊，阿爾巴尼亞人在北邊，瀰漫著悲痛和憤慨情緒的希俄奈特人在東邊，塞格斯坦人在西邊。後者是最勇敢的戰士，一列無堅不摧的印度戰象掩護著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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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邊都配置波斯部隊，用來支援攻擊的效果，激勵高昂的士氣。國君自己毫不考慮高貴的地位和本身的安全，全副戎裝親自督導圍攻作戰，激起年輕士兵視死如歸的勇氣。經過頑強的戰鬥，蠻族被擊退，但羅馬的士兵還是不斷地衝鋒，結果蠻族犧牲慘重，被趕離接戰的位置。有兩個過去參加叛軍的高盧軍團，叛亂平息後被發配到東部，在一次夜間突擊中殺進波斯的營地，憑著不講紀律的蠻勇贏得莫大的令名。

在不斷的攻城行動中有一次最為驚險，有個背叛的逃兵出賣阿米達，向蠻族指出一道秘密而被忽略的階梯，這是從懸崖上面鑿出來的用以打水的小徑。這座懸崖矗立在底格里斯河的溪流旁邊，70名從皇家衛隊選出的弓箭手，保持靜肅爬上懸崖，控制住了有三層樓高的木塔，在高處升起波斯人的旗幟。這個信號使攻擊部隊信心大增，同時也使被圍人員士氣沮喪。要是這群敢死隊在這位置多支持幾分鐘，他們的犧牲可以贏得光榮的令名。沙普爾在運用強攻或詭計都無法奏效後，只有進行曠日持久、步步為營的圍攻作戰，並向羅馬逃兵請教各種圍攻技巧，在適當的距離開挖前進的戰壕。擔任這項任務的部隊在向前推進時，用堅固的盾屋做成可移動的掩體，以抵禦投射的矢石，在深溝的上面也要架起防盾，以保障士兵著手損毀城牆基礎的工作。同時開始構建許多木塔，下面裝上輪架可向前推動，供應士兵各種投射武器，這些木塔與城牆處於同樣的高度，使士兵能與守衛在壁壘上的部隊接戰。每一種攻城方式，無論是可以想到的技巧，或是可以發揮的勇氣，全部用在阿米達的防禦作戰上。沙普爾的工程和裝備，被羅馬人的火攻不止一次地摧毀。但是被圍城市的資源會耗用竭盡，波斯人修復受損的裝具，繼續向前逼近，攻城槌把城牆打出一條很大的裂口。守備部隊的實力因作戰傷亡和瘟疫流行，損耗到不堪再戰的程度，只有屈服於瘋狂進擊和強打猛攻。士兵和市民及他們的妻子兒女，都無法從後面城門逃走，在征服者不分青紅皂白的濫殺下，無一倖免。

但是阿米達的毀滅使羅馬行省獲得安全。勝利的興奮情緒很快消失無蹤，沙普爾終於有時間仔細考量得失，為了懲罰拒不從命的城市，他損失了大軍最精銳的部隊，錯過了征戰最有利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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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經百戰的老兵有3萬人葬身在阿米達城牆之下，交戰不斷的圍攻持續73天，失望的君王裝出一副凱旋的模樣回到都城，內心感到懊惱不已。還不僅如此，蠻族盟友善變無常，在遭遇未曾預料的困難以後，就想打退堂鼓放棄戰爭。年邁的希俄奈特國王因報復而得到滿足，喪子情景的恐懼使他打道歸國，家族和國家都陷入了無人繼承的窘境。沙普爾在次年春天率領進入戰場的大軍(360 A.D.)，無論從實力和士氣方面來說，都不再能支持他那漫無邊際的野心。他放棄征服東部的構想，只要能夠收復美索不達米亞兩個設防城市，那就是辛格拉和貝扎布德，他就感到滿足。這兩個城市，其中一個位於黃塵滾滾的沙漠之中，另外一個城市坐落在很小的半島上，為底格里斯河深邃而湍急的激流所環繞。五個羅馬軍團成為俘虜，人員被送到遙遠的地方囚禁，那個地方位於波斯國境的邊陲地區。軍團的編制已經縮小，這是君士坦丁時代的傑作。在拆除辛格拉的城牆以後，征服者放棄這個孤立而偏遠的位置，但是他很細心地恢復了貝扎布德的堡壘工事，在這個重要的前哨派駐守備隊，並且將其作為老兵的殖民區，充分供應各種防禦器具，激起他們高度榮譽和忠誠的情操。等到戰役將近結束，征服維爾塔，或稱之為特克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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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動未能獲得意料中的成效，使沙普爾的軍隊蒙受羞辱。但是一直到帖木兒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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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依然被認為是阿拉伯人堅強無比、難以攻陷的城堡。

防衛東部、對抗沙普爾的大軍，需要最優秀的將領且要能施展才能。非常幸運，勇將烏爾希西努斯就在行省服務，只有他能給士兵和人民信心。然而在此危急關頭，他卻因宦官陷害，被皇帝調離現職，而將東部軍事指揮權交付給薩比尼安。這位狡猾而富有的行伍軍人，雖然已經到達衰老的知天命之年，但是卻談不上有任何經驗。生性猜忌而又反覆無常的監軍宦官，接著又發佈第二道命令，烏爾希西努斯再度被派到美索不達米亞邊疆，要他將功抵罪，勤勞國事，如果獲得榮譽，就將之歸於毫無奉獻而又在暗中害人的仇敵。薩比尼安留在埃德薩的城牆之內，整日無所事事，只會舉行無聊的閱兵來打發時間，並且要求士兵踏著皮瑞克戰舞
[232]

 的步伐，按著笛號的節奏前進，把有關公眾的防衛工作置之不顧，全部推到勇敢而勤奮的東部前任將領身上。但是不論烏爾希西努斯提出任何主動積極的作戰計劃，像是建議編組一支輕便而又靈巧的軍隊，由他親自率領，從大山的山腳下面掃過，攔截敵人的運輸車隊，騷擾波斯人綿長的陣線，甚至去解救陷於絕境的阿米達，怯懦而忌妒的指揮官卻都宣稱，他奉有嚴格的命令不能危及部隊的安全。阿米達終於失守，英勇的守軍要是逃過蠻族的刀劍，也會死在羅馬軍營行刑隊的手裡。烏爾希西努斯後來經不公正的調查，被認為犯有過失，受到毫無擔當的薩比尼安懲處，喪失軍階和職位。

但是君士坦提烏斯在接到報告前就有了先入為主的成見，立即明白這種陷害忠良之事無法避免，使得受到枉曲的部將義憤填膺，然而長久以來政府的原則就是寧冤勿縱。後來皇帝自己發覺，要從外敵的入侵中防守東部的疆域，絕不是容易的任務。君士坦提烏斯征討多瑙河的蠻族，在完成安撫和綏靖的工作以後，開始緩慢向著東部進軍。等他的大軍掃過燒得片瓦不覆的阿米達以後，他率領優勢兵力圍攻布德。在巨大的攻城槌不斷衝擊之下，城牆震動得幾乎要倒塌下來。城鎮已經到達羅掘俱窮的地步，但是守備部隊靠著百般忍耐和大無畏的精神，還是堅守不懈。等到雨季將近，皇帝只有解圍而去，很不光彩地退回設於安條克的冬營。倨傲自負的君士坦提烏斯和才情自許的廷臣，在波斯戰爭中沒有任何光榮事跡可以提供材料寫出流芳後世的頌詞。然而他的堂弟尤里安，經委付高盧行省的軍事指揮權以後，建立功勳的簡略事跡已傳遍整個世界。


 八、高盧的危局及尤里安的困境(356—360 A.D.)

內戰的憤怒使人盲目，君士坦提烏斯之所以把高盧人的國土放棄給日耳曼蠻族，乃因高盧人對與他爭天下的馬格嫩提烏斯始終抱有好感，承認僭主的權威，並接受他的指揮。一大群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受引誘渡過萊茵河，是因獲得馬格嫩提烏斯的禮物和承諾，再不然就是產生搶奪戰利品的慾望，還有就是希望能永久佔據征服的區域。皇帝基於暫時的需要，與蠻族簽訂和平盟約，結果這草率的權宜之計反而激起了蠻族貪婪的念頭。君士坦提烏斯立刻發現要想打發可畏的盟友是很困難的工作，心裡感到無限懊惱。等嘗到甜頭，知道羅馬世界是如此富裕，也就顧不得忠誠和叛逆之間細微的區別。這些毫無紀律的強盜，把帝國所有的臣民當成世仇大敵來看，凡是想要的財物全部都得弄到。45個富裕的城市，像通格裡、科隆、特裡夫、沃爾梅斯、斯皮爾斯、斯特拉斯堡等，以及大多數鄉鎮和村莊，全都遭到搶劫，化為灰燼。

日耳曼蠻族仍信守祖先遺留的教條，痛恨城牆對行動的限制，用厭惡的口吻稱之為監獄和墳塚，把他們獨立的居所建立在河流岸邊，像萊茵河、摩澤爾河及默茲河，將大樹砍倒橫放在道路，當成粗製濫造的工事，以防範遭到突擊的危險。阿勒曼尼人所留居的地區就是現在的阿爾薩斯和洛林，法蘭克人佔據巴塔維亞人的島嶼，合在一起就是寬廣的布拉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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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以托克薩德裡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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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稱呼聞名於世，可說是高盧王國的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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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萊茵河的源頭一直到出海口，日耳曼人征服的區域是在河流西岸，大約向前延伸40英里，整個地區聚集很多用自己姓氏和宗族命名的殖民地，而他們所毀滅的地區比起征服的區域起碼大三倍。在較遠距離以外無防守能力的鄉鎮，高盧人全逃離一空。設防城市的居民對於自己的實力和預警沒信心，他們所賴以維生的穀物，只能種植在城牆附近。軍團的編制日益縮小，缺乏薪餉和糧食，沒有武器和紀律，聽聞蠻族將要奔殺而來就膽戰心驚，甚至光聽到名字就嚇得面無人色。

面臨如此悲慘的處境，一個毫無經驗的青年，被指派前來拯救和治理高盧的行省，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毋寧是展現皇室虛有其表的偉大形象。尤里安以不求聞達的心情，接受學究式的教育。他對書本較之武藝更為嫻熟，對死亡較之生存的印象更為深刻，因而使他自外於戰爭和政府的實際運作，就這方面而言，完全是一竅不通。他不斷笨手笨腳地重複溫習各種軍事操作，這些知識對他而言極為重要，他難免歎息地叫道：「啊!柏拉圖，柏拉圖!哲學家怎麼會有這種工作!」然而就是思辨哲學用最高貴的教條和光輝的例證，充實了尤里安的內心。但是對有些擔負重責大任的人來說，他們太不把這些哲學放在眼裡，尤里安就是受到陶冶才會喜愛德業、追求聲譽、藐視死亡。他在學院養成自我克制的習慣，這也是軍營中嚴肅紀律的基本要求。他用最簡單的生理需求來律定飲食和睡眠的方式，不屑於佳餚美味佈滿餐桌，滿足於粗糙和普通的飲食，就跟最低階的士兵完全一樣。在高盧寒冷的冬天，他的寢室沒有生火保暖，通常在短促而受到打擾的睡眠以後，半夜從鋪在地板上的毛毯裡起來，處理緊急的事務，巡視營地的狀況，或者偷得片刻空閒，進行最喜愛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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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過去經常運用辯論的原則，對所中意的題材發表公開的演說，現在可以用來鼓勵或安撫殺氣騰騰的武裝群眾，更能發揮所望的效果。雖然尤里安早年的談話和寫作都已習慣使用希臘語文，非常熟練而且能夠掌握辭章之美，但是他的拉丁腔調已達到如假包換的程度。
[237]



尤里安在一開始並沒有規劃要成為立法者，或是擔任法官的工作，所以他的重點不可能放在羅馬的民法體系方面。但是他從哲學的研究養成堅持公理正義的信念，靠著仁慈的性格來化解乖戾之氣，瞭解公平處理和講求證據的基本原則，對於最複雜冗長的問題都有耐性進行調查，充分掌握關鍵所在以進行討論，使事件能夠真相大白。施政和戰爭，必須考慮環境和狀況的隨時變化，沒有實務經驗的學生，常為最完美的原理在執行時達不到預期效果而困惑不已。但是在獲得最重要的學識以後，尤里安從自己才智的活力中所能得到的協助，與薩路斯特從智慧和經驗給他的支持，可以說是不相上下。薩路斯特是位高階軍官，從他成為高盧統治者那一刻起，就向他誠摯地表示忠心不貳。他的友誼對君主極具價值，雖然他是正直不阿的廉潔之士，但是深知「忠言逆耳」的道理，能夠很委婉地說明事情的真相，而又不會傷害到君王的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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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尤里安在高盧受到掣肘及應變措施(356—360 A.D.)

尤里安在米蘭穿上紫袍後，立即被派往高盧，隨身帶著實力微弱的衛隊，兵力只有360人。他在維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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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過痛苦而焦慮的冬天，一舉一動全部都掌握在直接聽命於君士坦提烏斯的大臣手中，只把奧頓被圍和獲救的信息通知愷撒。那座古老大城僅有的保護是塌毀的城牆和怯懦的守備部隊，靠著一些老兵保衛家園的意志，重新拿起武器，下定必死的決心才拯救整個城市。他在行軍離開奧頓途中，通過高盧行省的心臟地區。尤里安盡早抓住機會展現出過人的英勇，率領一小隊弓箭手和重裝騎兵，選擇較短而危險性較高的道路。這時蠻族主宰戰場，他只有且戰且退地應付敵人的攻擊，最後終於光榮而安全地抵達蘭斯附近的營地，羅馬軍隊奉命在此集結。

年輕君王的風範提振了官兵低落的士氣，他們從蘭斯出發搜尋敵軍，雖然信心十足卻差點命喪沙場。阿勒曼尼人熟悉地區的狀況，暗地裡將分散的兵力集中起來，在一個下雨天的黑夜裡，抓住機會全力攻擊羅馬人的後衛。部隊的秩序一時大亂，好不容易整頓妥當，已經損失兩個軍團。尤里安經過這次的教訓，體認到謹慎和警戒是戰爭藝術最重要的課目。在第二次作戰行動以及接著完成的各項成就中，尤里安不僅一雪前恥，進而建立在軍事方面的聲譽。但是蠻族的機敏使他們在不利狀況下能夠全身而退，他雖然獲得勝利但卻無法盡殲敵軍，未能達成決定性的效果。不過，他向著萊茵河河岸進軍，視察了殘破不堪的科隆，他瞭解到戰爭的困難，在冬天快到時撤軍回師，這引起宮廷和軍隊的不滿，他自己也覺得沒有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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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軍的戰力並未被擊破，就在愷撒離開部隊，剛把大本營開設在位於高盧中心的桑斯時，立即遭到大群日耳曼人的包圍，開始了艱苦的守城戰。雖然他感覺當時的形勢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但仍舊展示出深謀遠慮的大無畏精神，完全可以彌補在作戰位置和守備部隊方面的劣勢。蠻族圍攻30天未能得逞，難掩失望的怒氣只有黯然退兵。

尤里安雖然感到驕傲，但只能感謝他自己的兵力，如果再深入考量就會給自己帶來痛苦，因為那些本因榮譽和忠誠應該盡力協助他的人，卻要拋棄他、背離他，將他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馬塞盧斯是高盧的騎兵主將，嚴格遵從君士坦提烏斯猜忌的命令，對於尤里安所處的困境，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並制止他所指揮的部隊開拔前往解救桑斯。要是在愷撒身陷絕境的狀況下仍保持沉默，那可以說是對他自己的一種侮辱，使他本人和所擁有的權力都受到世人的輕視。要是對這種形同犯罪的行動都不加處置，那可以肯定是出於皇帝的授意，就像過去對弗拉維家族的皇子皇孫痛下毒手一樣，難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責難。

馬塞盧斯被召回，只是不痛不癢地解除原來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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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維魯補升遺留的空缺被指派為騎兵將領，這位經驗豐富的老兵不僅勇敢而且忠誠，能夠很尊敬地提出意見，執行任務時滿腔熱血，全力以赴，而且毫不猶豫地服從最高指揮權力，因此尤里安在保護人優西比婭的照顧下，最後終於掌握高盧的軍隊。尤里安在接踵而至的戰役(357 A.D.)中，採用極明智的作戰計劃。他親率剩餘的一群老兵，還有相當數量經他同意徵召的新兵，很勇敢地殺進日耳曼軍隊的駐防地，用非常審慎的態度重建薩韋爾納的防禦工事。在這個地形有利的要點，不僅可以阻止蠻族的進犯，更可以截斷敵軍的退路。

就在此時，步兵主將巴爾巴提奧帶著3萬人馬的大軍，從米蘭開拔通過山區，準備在巴西爾附近搭橋渡過萊茵河。我們可以料想得到，阿勒曼尼人在羅馬大軍的夾擊之下，很快就會被迫撤離高盧行省，盡速趕回去保衛自己的國土。但由於巴爾巴提奧的無能、嫉妒或是領受密旨，遂行戰役的希望完全破滅。從巴爾巴提奧的行動來看，他不僅是愷撒的敵人，還是蠻族的盟友，竟能允許一支掠奪者的隊伍，幾乎就在營地的門口自由通過和返回，絲毫不加以理會。這樣的疏忽或可歸咎於缺乏能力，但他採取叛逆行動，燒掉一些船隻和大批儲存的糧食，毀棄高盧軍隊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成為通敵行為和犯罪意圖的確鑿證據。日耳曼人對缺乏實力或意圖，不敢冒犯他們的敵人，通常表示輕視。巴爾巴提奧可恥的退兵，使尤里安失去了所期望的支持，單獨留下他，要從極危險的情勢下全身而退，得不到安全保障，也喪失了軍隊榮譽。


 十、尤里安贏得斯特拉斯堡大捷及後續行動(357—358 A.D.)

阿勒曼尼人免於被入侵的恐懼後，馬上準備教訓羅馬年輕的君王，因他竟妄想爭奪此區的所有權。阿勒曼尼人認為，無論基於征服或條約，他們擁有此區，乃毋庸置疑的事實。他們花了三天三夜的時間，將兵力運過萊茵河。凶狠的克諾多馬爾揮舞著沉重的標槍，就像從前對抗馬格嫩提烏斯的兄弟並贏得勝利一樣。他擔任蠻族的先鋒，靠著從前的功績，心中激起好戰的衝動，但長期的征戰經驗使他有所節制。在他後面跟進的人員，是6位與他一樣有王室血統的國王以及10位諸侯，加上一長列鬥志高昂的貴族，還有來自日耳曼各部落的3.5萬名勇敢戰士，光是看到如此龐大的陣容，阿勒曼尼人就有必勝的信心。而從逃兵那兒所獲得的情報，更讓他們士氣大振。他們得知愷撒只有1.3萬人的薄弱軍隊，軍隊駐紮的位置離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的營地，約有21英里的距離。尤里安帶著劣勢的軍隊，決定主動迎戰蠻族的烏合之眾，戰機的關鍵之處在於趁阿勒曼尼人處於分離狀況，集結不易之時予以區分擊滅。

羅馬人編成兩路縱隊以密集隊形進軍，騎兵在右而步兵在左，等發現敵軍時白日將盡。尤里安想延到次日早晨開始會戰，使部隊獲得所需的睡眠和食物，消除身體的勞累。不過，最後他還是屈服於士兵要求出戰的呼聲，以及作戰會議上立即接戰的意見。他訓示大家要奮戰到底，證明急於殲敵的熱情並沒有誤事。雖然如此，要是戰敗，他難免要受到輕率冒進和傲慢無知的指責。出戰的號角響起，下達口令的喊叫在原野上迴盪，兩軍向對方發起狂暴的衝鋒，愷撒親自指揮右翼，主要仗恃弓箭手的技巧和裝甲騎兵的衝力。但在敵人輕騎兵和輕步兵混合部隊的凌厲攻勢下，他的陣式不斷被擊破。最懊惱難安的是，看到600名以勇敢著稱的裝甲騎兵逃走
[242]

 。尤里安靠著親自處理和個人聲威，才阻止了士兵的逃亡並重新整頓部隊。他完全不顧自身的安危，趕到他們的前面以大義相責，領著部隊轉回去對抗勝利在握的敵軍。步兵兩條陣線之間的戰鬥極為激烈，雙方誓死不退殺得血流成河。日耳曼人具有身強力壯和人高馬大的優勢，羅馬人則著重於紀律嚴明和堅忍不拔，就像蠻族在帝國的旗幟之下服務時，把雙方的優點都能結合起來。但他們的蠻力所發揮的效果，還是要靠優秀領導者的指揮，因此這也決定了那天會戰的結果(公元357年8月)。在這次值得紀念的斯特拉斯堡會戰中，羅馬人損失4位護民官和243名士兵，愷撒獲得了無上的榮譽，
[243]

 高盧的行省得以脫離苦海。6000個阿勒曼尼人在戰場被殺，還不包括淹死在萊茵河中以及企圖游過河而被標槍刺死的人。
[244]

 克諾多馬爾被敵人包圍成為俘虜，連帶3位同伴，他們願意與酋長同生共死。尤里安在會議中用隆重軍禮接待他，對於克諾多馬爾的戰敗，用寬宏大量的氣度表示憐憫。對待俘虜雖應羞辱，但尤里安隱藏蔑視之心不表露出來，並未將降服的阿里曼尼國王當成展示自己武功的道具，讓高盧城市歡迎這種奇觀。尤里安倒是把國王當作勝利的紀念品，讓他很恭敬地拜倒在皇帝的腳前求饒。克諾多馬爾獲得人道的待遇，但是沒有耐性的蠻族國王受到戰敗、囚禁和放逐的撥弄，必然不久於人世。

尤里安將阿勒曼尼人從上萊茵地區各行省驅除殆盡以後，轉而對付法蘭克人。這個民族定居在高盧和日耳曼邊界，位置更靠近海洋，不僅人多勢眾，且具有凶悍鬥志，是蠻族中最可畏的敵手。雖然他們在搶劫的誘惑下，激起內心強烈的慾望，但還是公開宣稱對戰爭有全心奉獻的喜愛，認為這可以表現人性最光榮最幸福的一面。他們的心志和身體因不斷參加作戰行動，鍛煉得無比堅強。可借用一位演說家鮮明的語句來表示：「他們喜愛冬天的冰雪猶如喜愛春天的花朵。」在斯特拉斯堡會戰後的12月份，尤里安攻擊一群法蘭克人，大約有600人退到默茲河邊的兩座堡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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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嚴寒季節發揮不屈不撓的精神，忍受圍攻有54天之久，一直到最後，因飢餓而精疲力竭。這時羅馬人在河上加強了警戒，眼看就要打破雙方對峙的僵局，這樣一來他們就沒有逃脫的希望。法蘭克人第一次放棄了他們那古老的信條，那就是他們過去服膺的真理：「不是征服就是死亡。」

愷撒立即將俘虜送到君士坦提烏斯的宮廷，皇帝將他們當成最有價值的禮物接受，很高興增加很多人高馬大的戰士到特選的部隊，可以擔任皇帝的私人警衛。這一小群法蘭克人的頑強抵抗，讓尤里安深入考量遠征的困難，他準備在來年的春天對付整個日耳曼民族。他勤勉地完成各項工作，用迅捷的行動奇襲積極的蠻族，使他們不勝驚懼。他命令士兵攜帶20天的乾糧，立即將營地設置在通格裡附近。這時敵人仍舊以為他還留在巴黎的冬營，等待運輸車隊將補給品從阿基坦緩慢地運上來。他不讓法蘭克人有聯合行動或深思熟慮的機會，用高明的戰術行動將軍團從科隆到海洋成一線展開。軍隊獲得勝利，拿出殺一儆百的手段，立刻使各部落陷於絕望的深淵，只有苦苦哀求征服者大發慈悲，表示出唯命是從的態度。順服的卡馬維人退過萊茵河，回到原來的居留地，但允許薩利安人領有新墾殖的托克薩德裡亞，成為羅馬帝國的臣民，提供必要的協防部隊。雙方以莊嚴的誓詞締結條約(358 A.D.)，帝國指派長期工作的檢查員與法蘭克人住在一起，有權強制各部落嚴格遵守各項規定。

在此可以敘述一段插曲，像是精心編製、情節動人的悲劇，不僅事件本身很有趣，也無損尤里安的英名。當卡馬維人求和時，尤里安要求國王把兒子作為人質，這樣他才有恃無恐，不怕對方反悔。此時的卡馬維人正籠罩在淒慘的沉默中，眼淚和呻吟的聲音等於在宣告蠻族因悲慟而不知所措。年老的酋長用哀傷的語氣說道，他現在因喪子而痛苦萬分，誰知還給族人帶來災難。這時卡馬維人趴俯在寶座前面，突然之間，原本以為被殺的青年成為俘虜，出現在大家的眼前，喜悅的嘈雜聲很快肅靜下來，大家很注意地傾聽愷撒在會議中發表的談話：

看這位年輕人，國王的兒子，你們剛才還在為他的遇難而流淚。你們是因為犯了過錯才會失去他，神明和羅馬人把他歸還給你們。我會一直照顧和教育這位年輕人，不僅當作個人功業的紀念物，也是你們誠摯友誼的保證。你們必須守信遵奉規定，不得違背立下的誓言。共和國的軍隊會報復不忠不義的行為，罪行重大萬無生理，清白無辜必得赦免。

蠻族覲見後退出，感受到友情的溫暖，懷著感激和欽佩的心情。


 十一、尤里安三渡萊茵河戰勝蠻族(357—359 A.D.)

從日耳曼蠻族手中解救高盧行省，對尤里安而言不過是牛刀小試，他渴望與帝國首位皇帝，以及其他威名顯赫的君主一比高下，從一個事例就可以證明，他曾寫下他在高盧的作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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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烏斯·愷撒不無自負地提到，曾經兩度越過萊茵河，尤里安誇口說他在接受奧古斯都頭銜之前，已經帶著羅馬的鷹幟安渡巨川進行三次遠征(357 A.D.、358 A.D.、359 A.D.)。斯特拉斯堡會戰後，日耳曼人驚愕之情表露無遺，這促使他安排第一次的試探。部隊雖然表明對此毫無興趣，但是折服在領導者雄辯的口才之下。他要與將士同甘共苦，保證贏得光榮的勝利。梅恩河兩岸的村莊儲滿穀物和牛群，受到入侵軍隊蹂躪。模仿羅馬文雅開化所構建的重要房舍，全部為大火吞噬。愷撒很勇敢地向前推進10英里，直到大軍的行動為黑暗而無法穿越的森林所阻，隱藏的通路有秘密陷阱和埋伏，可以說是步步凶險，到處充滿危機。地面已覆蓋白雪，尤里安把圖拉真所建古老的堡壘修復以後，同意與歸順的蠻族簽訂10個月的休戰協定。

為了對蠻族違反條約的行為進行報復行動，尤里安著手第二次的遠征，渡過萊茵河去教訓傲慢的提爾馬爾和霍爾泰爾，這兩位阿勒曼尼人的國王曾參加斯特拉斯堡之戰。他們答應歸還仍舊活著的羅馬俘虜，於是愷撒要求高盧的城市和鄉村，對於所損失的居民人數提出確實的報告，他很快而又正確地指出，蠻族在哪些地方想要做手腳欺騙他，這樣一來，大家深信他具有超凡的學識和能力。

他的第三次遠征較前兩次獲得更大成就，且影響更為深遠。日耳曼人集結戰力，沿著對面河岸運動，想毀壞橋樑，阻礙羅馬人進軍的通道，但蠻族周到的防禦計劃，竟被巧妙的牽制行動打得措手不及。300名全副輕裝的精兵搭乘40條小船，保持靜肅順流而下，在敵人哨所不遠處登岸，勇敢敏捷地執行命令。蠻族的酋長參加夜間宴會，放心大膽喝得醉醺醺回去，結果遭到奇襲。無須重複千篇一律令人厭惡、全是殺戮和破壞的故事，我們可以很明顯知道，阿勒曼尼人當中6個最傲慢的國王，完全聽從尤里安所提出的和平條件，其中有3位獲准到羅馬軍的營地，去見識嚴格的訓練和雄壯的軍容。有2萬名俘虜被尤里安從蠻族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在結束戰爭後越過萊茵河班師。他的成就重振古代的光榮，可與布匿戰爭和辛布裡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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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勝利相提並論。

尤里安憑著英勇無敵的氣勢和指揮若定的修為，確保了國家的和平，這時他所推行的工作，更合於人道的關懷和哲學家的風範。高盧的城市在蠻族入侵中遭到破壞，他竭盡全力加以修復，從門茲到萊茵河口之間的七個重要前哨，在尤里安的命令下全部整修，並強化各種工事和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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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服的日耳曼人接受公正而屈辱的條件，負責準備和運送所需的材料和物資。尤里安本著熱心公益的精神，竭盡心力督導計劃的執行，這種風氣普及到整個部隊，就連協防軍對勞苦的勤務，也放棄可以要求豁免的權利，與羅馬士兵一樣擔負起吃力的工作。

愷撒無可推脫的職責是要為全體居民和守備部隊提供安全和維持生存的糧食，前者之所以棄逃和後者之所以叛變，完全是饑饉所造成的致命和必然的後果。高盧行省的耕種土地受到戰爭災難帶來的干擾，但是只要懷著對人民的關切之情，大陸的缺糧完全可以用鄰近島嶼豐收的食糧來加以供應。從阿登森林伐木建造600艘大型三桅船，經過幾趟前往不列顛海岸的航行，回程都是滿載穀物，然後順著萊茵河上行，把貨物分配給沿河的城鎮和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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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安的軍隊恢復自由而安全的通航，而在此之前君士坦提烏斯犧牲尊嚴，寧可將2000磅白銀當作納貢禮物。吝嗇的皇帝不願把這樣大額的金錢發給士兵，卻同意供獻給蠻族。尤里安的機智和堅定使他能接受嚴酷的考驗，這些部隊雖然不滿，卻仍舊隨他趕赴戰場，經歷了兩次戰役，他們都沒有得到正常的薪餉和額外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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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尤里安在高盧的施政作為和對後世的影響(356—360 A.D.)

深切關懷臣民的安寧與幸福是尤里安用人行政的指導原則。他把自己住在冬營的空閒時間都用來處理行政事務，常常以行政長官的身份出現，並不喜歡擺出主將的威嚴。在他準備出征前，先將呈上來讓他審定的大部分公私案件，交給各行省總督去處理，但等他回來後，總會重新仔細檢查處理的狀況，對過於嚴苛的法律略加緩和以資彌補，詳閱法官的判決提出複審意見。他不願被人視為心地善良的濫好人，也不會為了實現法律的公正，縱情於草率而魯莽的行動。在控訴納博省長犯有敲詐勒索罪的案件中，他能夠用心平氣和、以理服人的態度，壓下法官過於偏激的情緒。激動的德爾菲迪烏斯大聲叫著說：「如果只憑被告否認就能翻案，那還能定誰的罪？」尤里安則回答說：「如果只憑別人認定有罪就能判決，那還有誰能清白無辜？」在處理有關和平與戰爭的重大問題上，君主的要求與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但君士坦提烏斯根本不考慮這是一個民窮財盡的國家，還是一味地欺詐壓迫，無所不用其極，要是被尤里安的德行所阻止，不能盡興掠奪所要的貢品，便認為自己受到傷害。尤里安擁有皇家的權柄，有時會出面糾正下級官員公然的貪污行為，揭露他們進行掠奪的各種手法，提出力求公允簡單的新稅制。但是君士坦提烏斯為了能夠掌握財政起見，將有關權責交付給高盧統領弗羅倫提烏斯，這個酷吏個性陰毒，根本不知憐憫和同情為何物。即使有人提出非常客氣和溫和的反對意見，這位傲慢的大臣都抱怨不已，有時使得尤里安感覺自己的行為未免過於軟弱。愷撒以厭惡的心情批駁一項徵收特別稅的法令，特別提到民眾的苦難狀況，所以對統領送給他簽署的超量財產估值表示拒絕的態度。這樣一來，終於激怒了君士坦提烏斯的朝廷。

尤里安在寫給最親近友人的一封書信中，毫無顧忌地表達出非常激動的情緒。他敘述自己在高盧的作為以後，接著說道：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門徒會採取與我不同的做法嗎？我能將管轄下不幸的臣民棄之不顧嗎？難道我不應責無旁貸地保護著他們，免得讓毫無人性的強盜，對他們施加無休無止的傷害嗎？一個放棄職守的保民官會被處死刑，被剝奪舉行葬禮的榮譽。如果我自己在遇到危險時，忽略更為神聖和更加重要的職責，那又有什麼資格定別人的罪呢？神既然把我安排在這個高位上，他的恩惠就會引導我、支持我。如果我終必遭受苦難，將會因為自己擁有一顆純潔、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真希望上天能讓我現在有一個像薩路斯特那樣的顧問啊!如果他們認為應該派個人來接替我，我將毫無怨言地拱手讓賢。我寧願用短暫的時間趁機做些好事，也不願意長時間或永遠作惡多端，自以為不會受到懲罰。

尤里安非常不穩固的、依附於人的處境，充分顯示出了他的節操，同時也掩蓋住了他的缺點。這位在高盧地區維護君士坦提烏斯統治的年輕英雄，沒有被授予徹底清除政府弊端的權力，卻有勇氣減輕人民的災難與痛苦。除非他有能力使羅馬人恢復尚武精神，或能夠使與帝國為敵的蠻族，學會過勤勞和文雅的生活，不然無論是與日耳曼人媾和，還是征服日耳曼人，照理都不可能指望保證人民獲得安寧。然而，尤里安在高盧的勝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制止蠻族的入侵，從而延緩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高盧的城市長期受到內戰紛擾、蠻族入侵和國內暴政蹂躪，因尤里安發揮有利的影響力，現在重新恢復了生機。人們獲得美好生活的希望日增，逐漸產生勤勞的精神。農業、製造業和商業受到法律保護而再度興旺；工匠組織的同業工會中，擠滿有能力及受到尊敬的成員；年輕人不再反對結婚，成家的人也願意生孩子；公眾和私人的慶祝活動按照傳統習俗辦理；各行省的交通狀況很安全，國家顯示出一片繁榮景象。像尤里安這樣有理想的人，一定會感受到他給民眾帶來的歡樂情緒，必然會對巴黎格外感到滿意和親切，因為這是他冬天的居所和特別偏愛的地方。這座佔據塞恩河西岸大片土地的輝煌都城，最初不過是河中的一個小島，居民靠河流獲得純淨和甜美的飲水。激流沖刷四周城牆，只有兩座木橋可通入城中。塞恩河北邊覆蓋著一片森林，在河的南邊，現在稱作大學區的地方原是一大片房屋，其中點綴著一座王宮、一座競技場、幾處浴場、一道水渠和一個供羅馬軍隊操練的戰神廣場。嚴酷的氣候由於靠近海洋得到調和，通過實驗獲得經驗，精心種植和照顧的葡萄和無花果獲得成功。但在特別嚴寒的冬季，塞恩河水常結出極厚冰層。順流而下的巨大冰塊，可能會使亞細亞人聯想到從弗裡吉亞採石場採到的白色大理石。安條克的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使尤里安留戀在心愛的盧特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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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嚴肅而簡單的生活，那裡的居民不懂得或不屑於搞娛樂性的戲劇活動。

尤里安要是將毫無男子漢氣概的敘利亞人與勇敢誠實的高盧人相比，便會感到生氣，因而對於凱爾特人性格中過於縱酒誤事這唯一的缺點，他也可以原諒。如果尤里安今天能重遊法國首都，可能會去和學識卓越的學者交談，這些人都有能力理解和教誨希臘人的門徒。對這個不因沉溺奢華生活而喪失武德的民族，他也會原諒他們做出生動而美好的蠢事。而且他必定會對使人類社會的交往更加柔美、精純和高尚的那些無價的藝術品百般讚賞。


 第二十章 君士坦丁改變信仰的動機、經過及影響 合法建立基督教教會(306—438 A.D.)

公開建立基督教是帝國內部最重大的變革，引起人們極大關切，也提供了最有價值的教誨。君士坦丁的勝利和政策已不再影響歐洲當前局勢，但身為君王卻改變信仰的印象，至今仍保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田，像牢不可破的鏈條，把在位時的教會體系和現今的觀念、情感和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


 一、君士坦丁改變信仰的時間和動機(306—337 A.D.)

在我們考慮這樣一個應該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但絕不能冷漠對待的問題時，總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困難會突然冒出來，那便是難以判定君士坦丁真正改變信仰的準確時間。口若懸河的拉克坦提烏斯在他的宮廷任職(306 A.D.)，迫不及待向世界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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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盧的君王堪稱光輝典範，在稱帝之初就承認真正和唯一的上帝，崇拜他無上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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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學的歐西比烏斯把君士坦丁的虔誠信仰，歸於他正在準備遠征意大利時，天空忽然出現的神奇景象(312 A.D.)。歷史學家佐西穆斯則惡意地斷言，皇帝是在雙手沾滿他大兒子的鮮血之後，才公開拋棄掉祖先和羅馬所信奉的神明(326 A.D.)。各執己見的權威說法之所以混亂不堪，完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為所造成的。按照嚴格的教會規定，把他尊為「首位基督教皇帝」的說法，直到他臨死之時才配使用這個頭銜，因為他是在最後一次患病時，才初步接受教義舉行按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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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依照正式施洗儀式成為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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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A.D.)。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實際態度，有的地方很含糊也可以說是有所保留，必須用細心和精確的研究態度，才能弄清楚皇帝先自稱教會的保護者，後來成為基督教的改信者，這樣一個緩慢得讓人難以覺察的過程。徹底消除原來的教育使他養成的習慣和成見，轉而承認基督的神聖權柄，認清他的啟示和原來崇拜的多神教完全無法兼容，對他而言是非常艱巨的任務。他在心靈上或許經受過相當的困擾，這教導他在進行帝國宗教改革的重大問題上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他對於一些新的觀念，也總要確保能安全而有效地推行時，才逐漸表露。在他臨朝統治的整個時期，基督教像一條緩慢流動但逐漸加快的河流，但是其前進方向卻因當時變化不定的局勢、君王小心謹慎的態度和反覆無常的個性，有時受到阻撓，有時發生改變。

他允許大臣為了說明主子的意圖，可以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各人的原則。他在同一年裡發佈兩封詔書(321 A.D.)，運用手段使臣民在希望和恐懼之間獲得平衡。第一件是莊嚴奉行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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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全民所帶來的喜悅，另一件是命令定期實施腸卜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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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場重大變革還處於前途未卜的狀態時，基督教徒和異教徒都同樣以非常急切的心情，注視著君王的行動，但兩者的感受完全相反。前者出於高漲的熱情和虛榮，盡量誇張君王對基督教的偏愛和信仰的忠誠；後者在焦慮尚未轉變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對世人甚至對自己採取掩飾態度，那就是羅馬的神明不可能仍然視皇帝為信徒。基於這種熱情和觀點，使得當時懷有成見的作家，根據自己所主張的信仰，公開宣佈這是基督教和君士坦丁最光輝或最污穢的統治時期。

即使君士坦丁的談話和行動曾經透露出對基督教的虔誠，但是他在接近四十歲時，仍堅持奉行舊教的各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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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尼科米底亞的宮廷就是這樣施為，也許是出於恐懼，當然也可視為高盧統治者的思想傾向或政策需要。他的性格極其慷慨，多神教的廟宇得到重建並且變得更為富足。帝國鑄幣廠出產的獎章上，都鐫刻朱庇特、阿波羅、馬爾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圖像和象徵。他對父親君士坦提烏斯的一番孝心，使父皇被神化後的莊嚴形象進入奧林匹斯山神明的行列中。
[259]

 君士坦丁最崇拜希臘和羅馬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還特別喜歡人們把他比作光明和詩歌之神。那位神明百發百中的神箭、明亮照人的眼光、月桂編成的冠冕、千秋萬載的英姿以及文雅風趣的才藝，全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輕英雄的保護人。阿波羅的神壇上總是堆滿君士坦丁熱心奉獻的供品。他盡量讓輕信的平民相信，皇帝得到神明的特許，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保護神的威儀。而且無論他在清醒時，還是接受神明啟示的時刻，都會出現種種吉兆證明他是永久和常勝的統治者。太陽神被當成君士坦丁所向無敵的指導者和保護神，因而受到舉世的頌讚。異教徒普遍相信，這位獲得神明恩寵的信徒要是忘恩負義，就會受到毫不留情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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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士坦丁對高盧行省實行職權有限的統治時期(306—312 A.D.)，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君王的權威和他制定的法律的保護，至於維護神明的榮耀，他很明智地留給教徒自己去料理。(如果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講的話)他親眼見到羅馬士兵對一些僅僅由於宗教信仰不同而被捕的罪犯，採取非常野蠻的殘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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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此感到非常憤怒。他在西部和東部看到嚴苛和寬容產生的不同後果。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裡烏斯，就是實施嚴苛政策的例證，使他更加覺得難以忍受；他在垂危父親的要求和勸告下，傚法父親所實施的寬容政策。就是這些原因，使君士坦提烏斯的兒子毅然終止或廢除帶有迫害性的詔書，給予所有公開宣稱自己是教會成員的信徒，有從事個人宗教活動的自由。這位早已暗自對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使教徒對他的關懷和公正產生孺慕之情。


 二、頒布《米蘭詔書》的始末和主要內涵(313 A.D.)

征服意大利約五個月以後，羅馬皇帝頒布了著名的《米蘭詔書》(公元313年3月)，莊嚴而明確地宣示他的旨意，恢復正統基督教會的和平。兩位西部君王在一次面對面會談中，君士坦丁的聰明才智和權勢地位都略勝一籌，他提出雙方聯合的要求，他的共治者李錫尼欣然同意。這兩位君王和政權所產生的力量，使震怒的馬克西米安不敢輕舉妄動。等到東部的暴君過世後，《米蘭詔書》就成了羅馬世界的基本法。基督徒被不公正剝奪的公民權利及信仰權利，在兩位英明的皇帝手裡全部得到恢復。法條明文規定，凡被沒收的禮拜場所和集會地點，都必須無條件、無代價地歸還給教會，更不得拖延時日。在發佈這道嚴格命令的同時，皇帝還非常慷慨地承諾，要是願意用公平合理的價格購買回來，皇家的國庫將予以補償。這些有利於社會的規定，目的在於使宗教信仰能夠維護未來的平靜，運用廣泛平等的寬容原則作為基礎，然而這種平等會被後來的教派解釋為對他們有利和另眼相看的殊榮。兩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們給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員絕對的自由權利，來選擇自己希望加入的，或已經篤信的，或認為對自己最有用的宗教。他們詳細解釋易於含混的詞語，排除各種例外情況，命令各行省總督對這份保護宗教自由的詔書，一定要按照規定要點，真實不虛地加以執行。他們不惜諄諄教誨，向臣民闡述頒布寬容基督教詔書的兩大原因：其一是出於維護萬民的和平幸福的善良意願；其二是經由這種作為，表達虔誠願望，能夠榮獲天上神明的恩寵。他們從自己的身上已經應驗神的恩惠和至德，相信天恩永遠保佑君王和萬民的繁榮昌盛。從這些模糊而粗糙的虔誠表現，我們可以推斷出三種彼此相異但並非不發生關聯的假設。首先，君士坦丁的信仰可能一直在異教和基督教之間徘徊；其次，根據多神教理由不充分但非常謹慎的說法，他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視為上天龐大統治集團眾多神明中的一員；再者，他可能抱定富有哲理的觀點，這種想法也許更能引人入勝，那就是儘管有眾多的神明、儀式和觀點存在，崇拜一個共同造物主和宇宙之父，有助於使所有教派和民族獲得統一。

君王對問題的探討受世俗利益的影響，總是多於對抽像理論的考慮。君士坦丁逐漸增加的愛好和傾向，基於他對基督教品格的敬仰，以及他對傳播福音可以指導個人及公眾的德性的信心。身為專制君主，他的作為可以毫無忌憚，他的情緒也可以唯我獨尊，但是有一點必然是與他利害相關的，那就是所有臣民必須遵守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然而，即使是最明智的法律，運用時也不夠周詳和穩定，很難發揮鼓勵善行的功能，有時也不能制止罪行的產生。單憑法律的力量對它所譴責的行為並不能完全加以阻止，對所禁止的行為也不一定能夠懲處，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擴大教育和輿論的影響作為輔助手段。但是曾一度為羅馬和斯巴達帶來活力和純潔的各種原則，在漫長的時間裡隨著帝國的專制和衰敗而消失殆盡。

儘管哲學仍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支配人類思想的力量，但異教的迷信鼓勵人們行善的影響力卻極其微弱。處於這種令人失望的情況下，睿智的統治者很高興見到這樣一種宗教的茁壯成長，它在人民中間傳播純良、仁愛和遍及世界的道德體系，適合各種行業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同時那種被人們尊為上帝的教誨和意志，被永恆的善惡均有報應的說法更加強化了。希臘和羅馬的歷史經驗都不能告訴世人，神啟的觀念在推動並改革國家體制方面，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君士坦丁聽到拉克坦提烏斯恭維而又極富哲理的言論，也許會產生信服的心理。這位雄辯的護教家不僅堅定相信並敢於大膽斷定：崇信基督教將重現羅馬原始時期的純真與美好；真誠信仰上帝對起源於共同祖先的人們，可以消除他們之間的戰亂和糾紛；福音的真理會遏制人們所有的邪念、敵意和私心；一個民族廣泛受到真理和虔誠、平等和溫順、和諧和博愛的激勵，統治者就不必用武力來維持正義。

在君王的極權統治甚至壓迫之下，依然主張服從和無條件依順的福音精神，必然會被享有絕對權威的君王視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始基督徒建立政權管理制度的基本思想，並非基於人民的意願，而是出自上天的意旨。掌握統治大權的皇帝，儘管採取叛逆和謀殺的手段篡奪寶座，後來卻急著打出君權神授的旗號。這樣，他濫用權力的行為就只對上帝負責，臣民卻被效忠的誓言所束縛，對這樣踐踏自然及社會法則的暴君，也甘心情願接受他的統治。謙卑的基督徒來到這個世界，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即使為了保衛宗教，也無權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暫人生中，為虛名私利所引起的爭端殺戮同類，更被視為莫大的罪惡。基督徒在公元開始的頭三個世紀中，表現出了耶穌門徒逆來順受的忠誠，那是早在尼祿時代就宣揚的教義，不涉及陰謀叛逆和公開暴動的罪惡，保持純潔和清白的生活。即使受到殘酷的迫害，他們也未曾想要與暴君在戰場決一勝負，或憤然遷移到世界遙遠的角落。後來那些敢於爭取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法蘭西、日耳曼和不列顛的新教徒，被稱為改革派，因與原始基督徒混為一談，而自認受到侮辱。其實，我們應該推崇而不是指責祖先的進步思想和精神，他們相信，宗教不能消除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也許我們應把原始教會的堅忍既看作一個弱點，也視為一種美德。必然有一派毫無戰鬥力的平民，沒有首領、武器和防禦工事，在羅馬軍團的統帥面前進行沒有效果的反抗，而自取滅亡了。然而這些基督徒祈求戴克裡先息怒，或懇請君士坦丁開恩時，卻可有理有據地提出他們信守順從和馴服的原則，在過去的3個世紀裡，他們的作為也都是符合這個原則的。他們甚至會進一步表示，若皇帝周圍的臣民信奉基督教義，全都學會忍辱和順從，帝王的寶座就會建立牢固而恆久的基礎。


 三、君士坦丁確立君權神授思想的背景(324 A.D.)

根據神意安排，無論皇帝是否殘暴，他們都是上天派來治理或懲罰地球上各民族的使者。但神聖的歷史多次提出人所周知的案例，表明上帝對特選子民的治理問題直接進行了干預，他把權杖和寶座交到摩西、約書亞、基甸、大衛、馬加比
[262]

 這些英雄人物的手裡。他們具有崇高的品德，產生的動機和帶來的結局全部是神的恩賜，他們進行武裝鬥爭的目的是為了解救教會，使教會保證會贏得勝利。若說以色列的士師
[263]

 只是偶然任職和臨時需要的行政官員，猶太的國王卻從偉大祖先臨終時的御體塗油儀式中，獲得世襲傳承和長期有效的權力，不會因自己的惡行而喪失，也不會因子民的一時不滿而被剝奪。同樣，具有特殊神力的天主，現已不為猶太人所專有，可能選中君士坦丁與其家族作為基督世界的保護人。虔信上帝的拉克坦提烏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稱，君士坦丁必將長期維持光輝燦爛和遍及世界的統治。
[264]

 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都是和神的寵兒分享帝國各行省統治權的競爭對手。接著，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慘死，很快便結束基督徒對他們的仇恨，滿足他們討還血債的願望。君士坦丁對抗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最後取得勝利，清除仍然反對「大衛第二」
[265]

 的可怕競爭對手，看來他的大業完全是上天特別照顧所造成的結果。馬克森提烏斯這個羅馬暴君的個性，不僅有負皇帝的尊嚴，同時也玷污人類的天性。儘管基督徒可享受一時的恩惠，他們卻同時和其他的臣民一樣，隨時可能受到毫無節制的暴政之苦。李錫尼的所作所為很快就暴露出他當時對《米蘭詔書》的人道規定明智地表示贊同全出之於勉強。他在領地內禁止召開全行省的宗教大會；有基督徒身份的官員全被極不光彩地解職；雖說他避開了進行全面迫害的罪行，或者說可能引起的危險，但他公然撕毀自己的莊嚴承諾，執行部分迫害行動，反而使人更為深惡痛絕。

據歐西比烏斯的生動描寫，當時的東部正處在地獄的黑暗深淵中，來自天堂的吉祥光芒溫暖並照亮西部各行省。大家認為，君士坦丁的虔誠是武力正當性的完美證明。他在軍事上的勝利和對成果的運用，進一步堅定了基督徒普遍的想法：這位英雄的一切活動全都受到萬王之王耶和華的感召和引導。意大利的征服產生了更廣泛的寬容敕令，等到李錫尼失敗，君士坦丁獲得整個羅馬世界的統治權後(324 A.D.)，便多次發出指示，要求所有臣民立即傚法君主皈依神聖的基督教。

認為君士坦丁榮升高位直接與天意有關的觀點，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引起兩種看法，這兩種看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證實了拉克坦提烏斯的預言。一是基督徒的熱切和積極的忠誠，使他們願意為君士坦丁盡一切努力；二是基督徒充滿信心地期待，勤奮的努力定會得到上天神奇的幫助。君士坦丁的敵人把他在不知不覺中與基督教會的結盟，歸結為出於利害相關的動機，顯然在實現他的野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元4世紀初期，帝國人口裡基督徒還只佔很小的比例。然而，在日趨墮落的群眾中，他們就如同奴隸一樣對自己主子的更換漠不關心，但是這種宗教團體的精神和團結，可能是從良心的原則出發，必要時可以不惜犧牲身家性命，這種做法會對人民的領袖有些幫助。
[266]

 君士坦丁的父親做出榜樣，並且教導兒子要重視並獎勵有才能的基督徒，在分配公共職務時，可以從這些人中選派能夠完全信賴的大臣和將領，他們對君士坦丁的忠誠可以說毫無保留，相對而言就可以加強政府的力量。在這些有聲望的傳教士的影響下，宮廷和軍隊中，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數必然會迅速增加。充斥在羅馬軍團各個階層的日耳曼蠻族，對這方面毫不在意，在宗教問題上全都會接受主帥的信仰。因而可以斷言，他們越過阿爾卑斯山後，大多數士兵都發誓用手中的武器效忠耶穌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業。
[267]



人類的自然習慣和宗教利益，使長期流行於基督徒之中的戰爭和流血慘劇逐漸消除。在君士坦丁善意保護下所召開的宗教會議上，主教的權威及時被用來核定宣誓的軍人對宗教應盡的義務，或者在教會平安無事時，用來對不願服行兵役的士兵進行革出教會的懲罰。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統治領域，不斷增加忠實追隨者的人數和忠誠的熱情，在那些仍然為對手所佔有或篡權的行省，依然可獲得一個強有力派別的支持。不滿情緒在馬克森提烏斯和李錫尼治下的基督徒臣民中暗暗滋長；後者不加掩飾的仇恨情緒，只不過使基督徒更熱心為其對手的利益奮鬥。不同行省的主教彼此相距甚遠，定期書信往來使他們可以自由表達各自的願望和計劃。毫無危險的傳遞情報，有助於推動君士坦丁的統一大業，也為宗教信仰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因為君士坦丁已經公開宣稱，他要拿起武器拯救基督教會
[268]

 。


 四、宗教象徵和發生奇跡的有關事項(324—338 A.D.)

宗教熱情鼓舞著軍隊和皇帝，激勵士氣、增加戰力，使他們充滿信心奔赴戰場。上帝曾為以色列人在紅海開道，在約書亞的號角中讓耶利哥城牆倒塌
[269]

 ，也會為君士坦丁的勝利顯現出他的威力。教會歷史證明他們抱著的期望的確很有道理，因為大家一致認為，使第一個基督教皇帝改變信仰，就是靠著那明顯的奇跡，現在也已獲得證實。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何者才是真實的原因，是否出於想像，確實值得後人加以研究。我將盡力把所涉及的標幟、夢境及神啟符號逐一考量，將這段奇妙的歷史故事合乎事實的部分和有關神奇的部分區分開來(在一篇似是而非的論文中，所有部分已被巧妙揉成一團，文藻優美，言辭華美，但史實內容完全禁不起考證)，使大家對君士坦丁見到上帝顯靈的著名故事有正確的認識。

十字架本是施用於奴隸和異族的刑具，讓羅馬市民產生恐懼的感覺，因而其概念與罪惡、痛苦和醜行緊密聯繫在一起。
[270]

 君士坦丁之所以在統治的區域很快廢止這種連人類的救世主都免不了親自忍受的刑罰，並非出於仁慈，而是信仰的虔誠。
[271]

 但他在羅馬城中豎起自己的雕像之前，早就很清楚地表示，對自己的教育和人民所帶來的偏見感到厭惡，因此他讓雕像的右臂擎著一個十字架，並附上一篇記述戰績，把對羅馬的拯救全歸於這一吉祥形象——力量和勇氣的真正象徵的銘文。
[272]

 這同一形象也使得君士坦丁的士兵所攜帶的武器全都神聖化：十字架在他們的頭盔上閃閃發光，雕刻在他們的盾牌上面，編織在他們的旗幟中間。就連那些裝飾君士坦丁本人的神聖像征，也只不過比一般人所用的材料更考究、做工更細緻而已。

表現十字架取得戰績的旗幟則被稱為拉伯蘭旗
[273]

 ，此一含義不明卻聞名遐邇的稱呼，據說是用世界所有的語言為基礎定名。它的基本構造是一根長桿中間橫架著一根短棒。懸掛於短棒之下的絲質綢幡上，非常奇妙地編織了在位君王和其子的圖像。長桿頂端是一頂金質皇冠，四周環繞著神秘圖案，表現出十字架形態及基督教的縮寫名字。
[274]

 拉伯蘭旗交由50名侍衛保管維護，他們全經過考驗，不僅忠誠可靠，而且驍勇善戰，所享受的榮譽和待遇更顯得與眾不同。經過幾次幸運的偶然事件，很快引起一種傳說：保衛拉伯蘭旗的侍衛在執行任務時，全身刀槍不入，對敵人的攻擊毫無所懼。

第二次內戰期間，李錫尼感受到神聖旗幟的可怕威力。君士坦丁的士兵即使陷入困境，一看到拉伯蘭旗立即產生戰無不勝的士氣和信心，與它對陣的軍團，無不驚慌失措，恐懼萬分。
[275]

 此後，基督教皇帝多以君士坦丁為榜樣，出征的隊伍無不高舉十字架旗幟。但等到狄奧多西自甘墮落的繼承人不再身先士卒帶兵打仗後，拉伯蘭旗被當作一件意義崇高而無實際用途的聖物，陳列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
[276]

 這面旗幟所表現的榮譽，還保留在弗拉維家族的紋章上，這個家族出於感激的宗教熱忱，一直把基督名字的縮寫圖案安放在羅馬國旗正中央。還有就是用在宗教和軍事的紀念碑上，在上面加上維護國家的安全、爭取軍隊的榮譽、恢復人民的幸福生活這些莊嚴華麗的詞句。保存到今天的一枚君士坦提烏斯皇帝的獎章上，鐫刻在拉伯蘭旗旁邊的是一行令人難忘的銘文：「追隨此旗，百戰百勝。」

原始基督徒在遇到危險和災難時，都會用手劃出十字架記號，保護精神和肉體安全。這種手勢被用於一切宗教活動，同時也用於日常生活，絕對可靠的動作使自己免受一切神靈和世俗邪惡力量侵害。
[277]

 君士坦丁非常謹慎，採用循序漸進的步驟到最後才接受基督教真理，同時也採用基督教的十字架象徵記號，但他這種宗教奉獻的精神是否合於教義，只有教會當局才有足夠權威來確定。有位與君士坦丁同時代的作家，曾在一篇正式文章中對宗教的成因做過全面研究。他所提出的證據，對這位皇帝的虔誠信仰賦予了更為驚人和崇高的特質。這位作家非常肯定地提到，君士坦丁在與馬克森提烏斯決戰的前夜，睡夢中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將代表上帝的神聖符號、基督名字的縮寫圖案刻在士兵盾牌上。皇帝遵從上天命令，獲得米爾維亞橋之戰決定性的勝利，作為上帝對他的勇敢和順從所賜予的酬報。基於某些問題，一些持懷疑態度的人，對這位善於辭令的作家做出的判斷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因他出於宗教熱情或利害關係，一直全力支持當權派。
[278]

 他是在羅馬勝利約三年之後，才發表與尼科米底亞迫害者的死亡有關的作品的。但是地點相距1000英里，再加上1000天的時間間隔，這就完全足夠製作出一批宣傳資料，目的是要讓人看到就會相信。這當然能獲得皇帝的默許，因為皇帝在聽到一個既能提高自己聲望、又有利於推動計謀得逞的絕妙故事時，絕不會表示反感。李錫尼當時還掩飾對基督徒的仇恨，同樣是這位作家站在支持的立場，寫出禱告方式的顯靈景象，說李錫尼與暴君馬克西明的軍團作戰之前，一位天使在他的軍隊面前再度現身。

這種神跡一再出現，不僅沒有產生抑製作用，反而使人類的思考能更為理智。
[279]

 但是，如果把君士坦丁的夢境單獨拿來仔細加以分析，我們很自然就會從皇帝所要推行的政策，或者他對宗教的熱情來加以解釋：在決定帝國命運的那一天裡，他時刻不安地等待，一陣短暫而又時斷時續的睡眠可以消除煩躁的情緒。這時，令人景仰的基督形象以及人所共知的宗教象徵，很可能自動出現在皇帝活躍的想像之中，何況他崇拜基督的名字，暗中乞求基督徒的上帝顯示神威。正如傑出的政治家會毫不猶豫盡量運用軍事謀略，他也像菲利普和塞多留那樣利用宗教方面的騙局，非常巧妙地獲得成功。
[280]



古老的民族都認為夢源於超自然的力量，高盧軍隊有相當多的人員，很早就相信基督教非常靈驗的象徵。君士坦丁見到上帝顯靈一事的真偽，只有事實本身能予以證明。無畏的英雄已越過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必然會在羅馬城下一戰而勝，將此結局視為意料中事。但元老院的成員和人民卻不同，他們忽然從暴君統治下被解救出來，自然感到欣喜萬分，把君士坦丁的勝利看成非人力所及的奇跡，但是又不敢明說他是靠著神祇的保佑才獲得大捷。在這次戰役三年之後建立的凱旋門，用模糊的文字頌揚君士坦丁，說是靠著他偉大的心靈和諸神的護佑，拯救共和國於水深火熱之中，並為羅馬雪恥復仇。一位異教徒演說家最早抓住機會向征服者歌功頌德，認為只有君士坦丁有幸能與最高天神保持秘密的直接交往，但是最高天神把普通人的事務交託給屬下神明管轄。這樣他便提出一個可以說得通的理由，君士坦丁的臣民不應該追隨君王，也去信奉新興的宗教。

哲學家以冷靜的懷疑態度，研究世俗和宗教歷史的夢境、徵兆、神跡和怪誕事件後，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目擊者的眼睛受到假象的欺騙，那麼讀者所理解的狀況，多半都會受到編造故事的愚弄。任何一件違背正常情理的事物、形象或意外事件，總會有人隨意指稱背後必有神明直接參與。驚愕的群眾產生巨大的想像力，有時會給迅速在天空滑過的流星加上匪夷所思的形狀和顏色，用語言和動作來表示。納扎利烏斯和歐西比烏斯是兩位著名的演說家，他們用精心製作的頌詞，不遺餘力渲染君士坦丁的豐功偉業。在羅馬取得大捷後過了九年(321 A.D.)，納扎利烏斯撰文描寫自天而降的神將，
[281]

 細心描述天兵天將的優美姿態、精神面貌、巨人一般的形體、神聖的鎧甲所散發的耀眼光芒，以及如何毫不在意地任憑凡人對他們隨意觀望，聽他們交談，同時還自稱受到派遣，即將飛往君士坦丁皇帝那裡，為他效力助戰。為表明這段奇觀的真實性，這位異教徒演說家更求助於聽他演講的全體高盧民族。他還希望通過現在公開發生的這個事件，為古代神明顯靈的事跡
[282]

 找到可信的證據。歐西比烏斯的基督教神話最初可能起源於夢境，經過26年的時間(338 A.D.)，已被納入一個更為正確和高雅的模式。其中寫到君士坦丁在一次行軍中，親眼見到在正午太陽的上方，矗立著一個閃閃發光的十字架飾物，上面鐫刻著「以此克敵」幾個字。天上的景象使皇帝和全軍為之震驚，當時在選擇宗教信仰問題上，他還沒有拿定主意，但是在震驚之餘，再加上當天晚上所見到的景象，卻決定了他的宗教信仰。當晚耶穌基督親自在他眼前出現，向他展示與天空所見相同的十字架形象，要君士坦丁製作出同樣的旗幟，抱著必勝的信心，舉著旗幟向馬克森提烏斯和他的敵人前進。
[283]



這位飽學的愷撒裡亞主教似乎也有所感覺，最近新發現的神奇傳聞，可能會使虔誠的讀者感到吃驚或難以相信。但是歐西比烏斯既沒有對事情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嚴格加以查證，這樣常常直接有助於分辨事件真偽；
[284]

 也沒有收集並記錄活人的證詞，想必會有眾多人員曾目睹驚異的神跡。
[285]

 歐西比烏斯僅談到已死的君士坦丁曾提供非常奇特的證據，卻令他感到極為滿足。他說君士坦丁是在事情發生許多年後，在一次無拘束的談話中，對他講述親身經歷的離奇意外事件，同時還鄭重發誓，保證所講的情況絕無虛假。飽學的教長具有審慎的態度和感激的情分，不容許他懷疑勝利的主子講話的真實性。他曾明確表示，像這樣的事，如果從比他地位稍低的人口中說出，他絕不會相信。何況據以產生這種信念的基礎，不可能在弗拉維家族失勢後繼續存在。天空出現圖像的故事後來被不信教的人百般嘲笑，就是緊隨在君士坦丁改變信仰以後，那段時期的基督徒也根本不予理睬。
[286]

 但是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的教會，卻都接納有助於促使一般民眾崇拜十字架的神奇故事。在一些勇敢而明智的批評家降低這第一位基督徒皇帝的勝利成果，並對他的說法表示懷疑之前，君士坦丁見到上帝顯靈的故事，在迷信的傳統中一直據有非常神聖的地位。
[287]




 五、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指導和最後的受洗(337 A.D.)

信奉新教勤於思考的讀者，認為君士坦丁敘述自己改變信仰的過程時，以慎重其事的態度有意做出偽證，將假說真。讀者還可能不假思索斷言，他在選擇宗教信仰時，完全基於自身利益(據一位不信上帝的詩人描述)，利用教堂的祭壇作為階梯以登上帝國寶座。然而像這樣苛刻而絕對的結論，從對人性的理解來看很難成立。在宗教狂熱流行的時代，可看到最會耍手腕的政治家，有時也會為自己所挑起的狂熱所感動；即使是最正直的聖徒，也免不了利用危險的特權，拿欺騙說謊和虛偽作假的手段來保衛真理大業。自身利益往往是世人決定信仰的標準，同時也指引他們採取行動；同樣出於世俗利益的動機，君士坦丁經深入地考量，認為這會影響在公眾面前的行為和聲望，就在不知不覺中選擇名利雙收的教派。公眾認為他被上天派來統治人世之說，可滿足個人虛榮。他在事業上的成就證實，君權神授的說法完全以基督啟示的真理為基礎。無意中誇大的頌揚有時能激發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開始所表現的虔誠或許是故作姿態，但經由讚揚、習慣和典範的影響，逐漸變成嚴肅的信仰和熱誠的皈依。新興教派的主教和學者，若從衣著和舉止來看都不配進入宮廷，卻被邀請與皇帝一同用餐，陪伴出外遠征。他們之中有一位埃及人或西班牙人
[288]

 ，智慧超群，令君主心儀不已，異教徒說是使用魔法的結果。拉克坦提烏斯發揮西塞羅的辯才潤飾《福音書》箴言，
[289]

 歐西比烏斯奉獻希臘人學識和哲理來服務宗教，
[290]

 兩人被君王視為摯友，交往非常親密。辯論大師可以耐心觀察他被逐漸說服的緩慢過程，以此瞭解皇帝的性格特質和理解能力，很技巧地提出各論點，使他易於接受。

無論身為皇帝的教徒會帶來多少利益，他與數以千計信奉基督教義的臣民的最大差別，是身著紫袍的榮譽地位，並非異於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在文明進步的時代，使格勞修斯、帕斯卡爾和洛克
[291]

 加以讚賞或深為信服的道理，能讓知識有限、頭腦簡單的軍人完全接受，這不應看成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談起這位軍旅出身的君王，白天的工作極為繁重，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勤奮學習聖經教義，撰寫神學論文，然後拿到人數眾多的集會去宣讀，獲得聽眾的如雷掌聲。在一次至今尚可見到原文的長篇大論演說中，皇家的傳教士詳細論述許多有關宗教的道理，但他滿懷喜悅之情，暢談西比萊的《神諭集》
[292]

 和維吉爾的第四首《牧歌》
[293]

 。在耶穌誕生前四十年，曼圖亞的吟遊詩人似乎受到以賽亞的神聖啟示，
[294]

 用充滿東方宏偉象徵意義的壯麗詞句，歌頌聖母重臨人世、蛇的誘惑失敗和即將出生的上帝之子。這位天神朱庇特的後代，將洗掉人類的罪孽，用天上的父所具有的美德統治和平的宇宙，蒙受天恩的種族即將茁壯成長，原始簡樸的國家即將遍及世界，純真幸福的時代即將重新出現。詩人可能不瞭解偉大預言的秘密語義和目標，最後被加在一位執政官的幼兒頭上，這位執政官也可能是執政三人團之一
[295]

 ，結果變得毫無價值可言!如果對第四首《牧歌》所做的一種崇高的、可能看起來會有點似是而非的解釋，真的使一位基督教皇帝變更宗教信仰，那麼維吉爾可算是傳播福音最傑出的教士。

基督徒的宗教活動和禮拜儀式都非常神秘，竭力避開外人的耳目，甚至連新加入尚未受洗的教友，都不得與聞，借此增加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出於小心謹慎，制定種種十分嚴厲的教規，卻對帝王新教友完全放任不管，這也是出於審慎的做法，因為不惜採取遷就的手段，把他拉入教會的陣容，此事極為重要。因而在君王承擔基督徒的義務之前，便已獲得允許或者至少是默認，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權。在執事宣佈異教會眾退出大會會場時，皇帝不必離開，可以與信徒共同祈禱，聆聽主教的討論，宣講最深奧複雜的神學問題，參加盛大的復活節和各種神聖的守夜儀式。他甚至當眾宣佈，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參與者，更可以說是親身體驗基督教各種神秘活動的教士和導師。高傲的君士坦丁免不了要擺出與眾不同的架勢，事實上根據他的貢獻，他確定有這種資格。在時機尚未成熟的狀況下，宗教過分嚴格的措施，很可能會斷送掉改變宗教信仰的成果。要是教會遵守嚴厲的規定，把這位君王拒之於千里，他又已經拋棄供奉多神的祭壇，那麼帝國的主人便沒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他最後一次前往羅馬時，騎士階級組成歡迎的隊伍，他拒絕在前面領導遊行，也拒絕當眾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廟許願，等於放棄並侮辱祖先的迷信傳統。早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禮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無論是他本人或他的圖像，將永遠不會出現在偶像崇拜的神廟之中，同時他卻向各行省散發很多種獎章和圖片，顯現皇帝參加基督教儀式虔誠而恭敬的形象。

驕傲的君士坦丁拒絕接受新入教者的恩典，讓人難以解釋或原諒，但是他的洗禮一再延遲，倒是可以用基督教會古老習慣的準則和做法加以說明。洗禮儀式
[296]

 由主教親自主持，加上幾個教士的協助，時間是莊嚴的復活節和聖靈降臨節之間的50天
[297]

 ，在教區大教堂裡舉行。這段神聖的日子裡，有一批兒童和成年人被教會接納。審慎的父母常常把自己兒女的洗禮推遲到他們能明白自己所許諾的責任時。古代嚴厲的主教一定會要新入教的教徒經歷兩年或三年的見習期，而那些新加入的教徒出於各種世俗或宗教方面的原因，很少表現出急於要擁有基督徒身份的迫不及待心情。洗禮儀式可以全面和徹底消除一切罪孽，受洗後的靈魂將立即恢復原來的純真，從此可以永遠得救。在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士中，有許多人認為，把令人肅然起敬而無法重複舉行的儀式匆忙地履行完畢，或者是把失去無法再得而又極為貴重的恩典輕易地加以拋棄，是很不明智的事。推遲洗禮卻可以放縱自己的情慾，享受現實世界中的一切樂趣，同時又能把確保得以贖罪的簡便辦法掌握在自己手中。
[298]

 福音書具有的極為崇高的理想，在君士坦丁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與在他思想上所產生的影響，相比起來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所指引的偉大目標，君士坦丁走過了一條黑暗而又血腥的戰爭和謀略之路，在獲得全盤勝利之後，更毫無保留讓自己完全聽任命運的播弄。

君士坦丁不去強調超越圖拉真和安東尼，因為他有理由相信他的作為在他們不完美的英雄主義和不信上帝的哲學思想之上。然而，處於巔峰期的君士坦丁，卻把年輕時代獲得的聲譽完全斷送。隨著逐漸深入認識真理，相應的行為卻愈來愈背離仁德規範，就在他召開尼西亞宗教會議那年，他處決了自己的長子，也可說是謀殺，使得宗教史上最高貴的盛典受到玷污。從此事發生的日期，可駁斥無知和惡毒的佐西穆斯那毫無道理的說法
[299]

 ，那就是在克裡斯帕斯死後，身為父親的君士坦丁非常悔恨，但他能從基督教教士那裡獲得贖罪，反倒是異教徒祭司不願給予。克裡斯帕斯的死亡，使君士坦丁在選擇宗教的問題上不能再猶豫不決。他不可能到現在還不瞭解，教會確實有一種無比靈驗的處方，只不過他不願服用而一再向後延，直到死亡臨頭不能再反悔時，因為反悔就會帶來危險。到他最後一次病中，他在尼科米底亞的皇宮召見幾位主教，主教看到他熱切請求，於是為他進行洗禮。他們聽到皇帝鄭重宣稱，他在餘生一定要做到不愧為基督的門徒，以及他受過洗禮穿上新入教者的白袍以後，很謙恭地拒絕再換上皇帝紫袍的做法，無不使在場的主教受到很大的啟發。君士坦丁的榜樣作用，以及他的威望似乎支持了推遲洗禮的做法。
[300]

 後來的暴君因而相信，在長期統治中可能雙手沾滿無辜者的鮮血，全都會在帶來新生的聖水中沖洗得一乾二淨。這種濫用宗教教義的錯誤解釋，對於高尚品德的形成造成非常危險的威脅。


 六、基督教教會合法地位的建立和傳播(312—438 A.D.)

慷慨的庇主將基督教置於羅馬世界的寶座，教會用感恩之心高度讚揚他的美德，原諒他的過錯。希臘人不會忘記慶祝皇室聖徒的節日，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時，特別會冠以形同使徒尊稱的名號。
[301]

 當然，這也不過是一種比喻，如果指的是神聖使徒的品德，就會變成非常誇張而又俗氣的奉承話。但是，如果這種對比只限於基督福音獲得勝利的程度和次數，那麼君士坦丁的功勞並不亞於上帝的使徒。他頒布寬容基督教的詔書，將阻礙基督教前進的世俗不利因素全部排除，基督教眾多活躍的教士都得到承諾和慷慨的鼓勵，讓他們自由地運用打動人心的說法，用理智和宗教的熱忱宣揚神啟的真諦。兩種宗教勢力真正處於均勢狀態的時間很短暫，野心和貪婪的銳利眼光很快就會看出，加入基督教不論對眼前的利益還是將來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好處。
[302]

 對財富和榮譽的希求、一位皇帝做出的榜樣、他的勸說以及他那不可抗拒的笑容，在皇宮裡充斥著唯利是圖和奴顏婢膝的人群中，一定會為基督教拉到不少信徒。有些城市自願拆除原來的神廟，以顯示日益增加的宗教熱情，結果都被授予某些特權，能夠獲得人民群眾的捐贈。東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從未遭受過偶像崇拜的玷污，更因這種獨特的優越條件而受到眾人景仰。
[303]

 社會下層民眾的行為準則以模仿為主，在出身、權勢或財富方面處於優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變信仰，那些附屬於他們的群眾立即紛紛傚法。
[304]

 據說在一年中，除相應數目的婦女和兒童外，就有1.2萬位男士在羅馬接受洗禮，又說，皇帝許諾贈給每個改變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帶20個金幣。如果這些說法屬實，要讓一般民眾得救也未免太過容易。

君士坦丁強勢的影響力，並不僅限於他短短的一生，或所統治的疆域之內。他讓自己的兒子和侄兒所受的教育，確保帝國有一批信仰更為堅定和虔誠的王子，因為他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已經被灌輸基督教精神或有關基督教的學說。戰爭行為和商業活動已把福音教的知識傳播到羅馬帝國以外的地區，蠻族原來對出身卑賤而又奉令信仰的教派，產生反感而深為厭惡，但很快就倣傚起世上最偉大的君王和最先進的民族，對他們信仰的宗教表示無限崇敬。聚集在羅馬軍隊旌旗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對高舉在軍團前面閃閃發光的十字架，願當作勝利的象徵而奉獻犧牲，他們凶狠的同胞同時獲得宗教信仰和人性仁慈的教育。伊比利亞和亞美尼亞的國王仍舊崇拜原來的保護神；而他們的始終保存基督徒名稱的臣民，很快就與羅馬教友建立起神聖而永恆的聯繫。在戰爭期間的波斯基督徒，有人懷疑他們寧可不要國家，也不會放棄信仰的宗教。但是只要在這兩大帝國之間出現一絲和平，祆教祭司的迫害行動在君士坦丁的干預下就會受到有效的制約。

福音教的光芒照亮印度的海岸，原來深入阿拉伯半島和埃塞俄比亞的猶太人殖民地，全都反對基督教的擴張，但是當地人士對摩西的啟示早已有所瞭解，傳教士的努力因而在某些方面更易於收到成效。君士坦丁時代的弗魯孟提烏斯，終身致力於傳教工作，要使封閉地區的人民改變宗教信仰，至今仍受到阿比西尼亞人的尊敬。在他的兒子君士坦提烏斯統治時期，提奧菲盧斯
[305]

 的出生地是印度，曾被同時授予大使和主教職務，帶著皇帝送給薩巴人或荷美萊特人的200匹純種卡帕多細亞馬，乘坐在紅海航行的船隻。提奧菲盧斯還帶了許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禮物，可能引起蠻族的欽羨和贏得他們的友情。他花費好幾年的時光，走遍這片灼熱的土地，成功在各處進行宗教事務方面的訪問。


 七、基督教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區分(312—438 A.D.)

羅馬皇帝擁有的無法抗拒的實力，在改變民族宗教信仰這個重大而危險的問題上也都完全表現了出來。用軍事力量的威懾行動去鎮壓異教徒只會產生微弱怨言，可以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皈依，完全是出於良心的驅使和感恩的情緒。羅馬體制早已確定一條基本原則，就是任何社會階層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對宗教的關心既是行政官員的權力也是應盡的義務。君士坦丁和他的繼承人不相信這樣輕易地改變宗教，便會喪失任何方面的皇家特權，也不認為在改變信仰以後，就不能為所保護和篤信的宗教制定法律。羅馬皇帝對於整個教會仍然擁有最高司法權。《狄奧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在幾個不同的標題下，明文規定皇帝在基督教會行政機構中所享有的權力。

但是，這種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相互區分的觀念，過去對希臘和羅馬的自由精神從未產生影響，卻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會所接受並肯定。從努馬
[306]

 到奧古斯都時期，最高祭司的職務總是由國家最傑出的元老擔任，最後更和帝國的高級官員混為一談。國家最高行政官員出於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總要親自行使神聖的職能。無論羅馬還是行省沒有任何階層的祭司，自稱較別人更為聖潔，更能和神明直接溝通。但基督教會在聖壇前的獻祭永遠由專職教士負責，君王的精神地位卻比最低等的執事還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內殿的圍柱以外，與普通的教徒混在一起。
[307]

 皇帝可以作為人民的父親受到朝拜，但他對教堂的神父卻必須表示出子女的恭順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對聖徒和懺悔牧師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讓驕傲的主教階層也獲得這種榮譽。
[308]

 行政機構和教會在暗中爭奪審判權，使得帝國政府處處感到為難。用不潔的手碰到神聖的約櫃
[309]

 ，會帶來罪惡和危險，這難免讓一位虔誠的皇帝感到吃驚。把人分為僧侶和俗民兩大類，在古代許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亞述、猶太、埃塞俄比亞、埃及以及高盧的祭師，都是通過神明的淵源獲得世俗的權力和財產。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漸融入各國的社會習俗和政治體制之中
[310]

 ，當時的行政機構抱持反對或蔑視的態度，更強化原始基督教會的紀律。基督徒早已選舉自己的執事人員來徵集和分配特殊的稅收，在得到人民同意以後，經過300年實踐所成形的法典，對教區的內部政策做出規定。當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時，他似乎是和一個特殊的獨立社會簽訂永久性的盟約。皇帝和繼承人所授予或認可的特權，不會看成是宮廷的恩寵，而認為是教會的合法和永恆權利。


 八、基督教神職制度的內容和原則(312—438 A.D.)

正統基督教會共有1800名握有宗教及合法審判權的主教，
[311]

 其中1000人在帝國的希臘省區，800人在各拉丁省區。教區管轄的範圍和邊界的設立，是基於最早傳教士的熱情和成就、群眾的意願和福音書的傳播程度，在不同的狀況下偶然形成。主教教堂一個接一個排列在尼羅河兩岸、阿非利加海岸以及前執政官管轄下的亞細亞地區，直至南部意大利各省。高盧、西班牙、色雷斯和本都的主教都管轄著極大一片土地，還委派一些農村副主教在下級教區行使職權。一個基督教教區大到涵蓋一個行省，也可能小到僅限於一個村莊，但所有的主教都有平等尊嚴的地位，全都得到使徒、人民以及法律賦予相同的職責和權力。當君士坦丁推行軍政分離政策時，一種新的永久性的，始終受人尊敬的，但又十分危險的神職官員制度在教會和國家內產生了。關於神職制度的內涵和特性，可以擇要按下面幾方面簡單說明 ：一、公開的選舉；二、教士的任職；三、財產；四、民事審判權；五、教會的譴責；六、公開演說的訓練；七、宗教會議。

其一，公開的選舉。基督教會合法地位建立後，選舉的自由權利還依然存在。原來在共和國時，他們可選出必須服從的行政官員，但如今羅馬臣民只有在教會中，才能享受失去的權利。只要有主教逝世，大主教教區立即發佈命令，委任某位副主教代行主教職權，並限期進行選舉。下級教士有選舉權，最有資格評定候選人的優劣；城市的議員和貴族，地位很高或財富出眾者也有選舉權；選舉大權最後還掌握在全體教徒手裡，他們在選舉日，成群結隊地從教區最遙遠的角落趕來，有時候會發出喧鬧的呼喊，完全壓倒理智和法紀的聲音。他們的歡呼聲有時正好落在最合格的候選人頭上，選出年長的長老或聖潔的僧侶，或者以虔誠和狂熱著稱的世俗教徒。然而，大家全力求取主教職位，特別是在那些富裕的大城市，主要是把它當作一種世俗的高官，並不在乎宗教界的地位。講究利害關係，激起私恨怨恨，運用欺騙伎倆，賄選腐化墮落，以及流血暴力活動，過去曾敗壞希臘和羅馬共和國的選舉自由，現在使聖徒繼承人的遴選受到影響。有位候選人大談自己家族的榮譽，另外一位用豐盛的佳餚籠絡選民，還有第三個比起其他的競爭對手更是不擇手段，公然提出賄選的做法，凡是幫助他實現下流無恥願望的人員，將可以分攤一份從教會貪污的財產。
[312]



民政和教會法令把普通群眾排斥在莊嚴的重要事項外，古代宗教法規明定擔任主教資格的年齡、地位等有關限制，使候選人不致過分浮濫。行省所有主教在空出職位的教堂舉行會議，任命人民選出的候選人，他們所具有的權威多少可控制住選民的情緒，糾正選民的錯誤。這些主教有權拒絕任命不合格的人選，不同派別激烈爭鬥時，有時可能由於他們的公正調解而得到解決。教士和教區人民不論是順從還是反抗，在許多情況下都會形成各種不同的先例，最後逐漸成為正式的法令和各行省的習俗。
[313]

 但有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宗教原則，那就是沒有得到教民的同意，不得派遣主教到一個正統教派教堂。皇帝身為羅馬或君士坦丁的第一公民，也是公眾和平的捍衛者，可有效地公開宣告自己希望的大主教人選，但這些專制君王都尊重教會的選舉自由，因為在重新分配國家和軍隊的職位時，他只容許1800個終身任職的宗教官員，通過人民的自由選舉接受他們的服務。這些不能被免職的宗教官員，自己也絕不會擅自拋棄光榮的職位，這自然吻合一般法律的原則。明智的宗教會議想使每個主教都有固定的處所，不得隨意調動，但是收到的成效不大。西部的紀律不像東部那樣鬆弛，但是信仰熱情使得規定成為需要，也就同樣收效甚微。憤怒的主教彼此嚴厲指責的對立情緒，只不過暴露出共同的罪孽，以及他們的行為全都讓人詬病。

其二，教士的任職。主教具有精神世界承前啟後的功能，這種極為重要的特權就某種程度而言，是一種美德，一種義務，一種必須肩負的責任，對於痛苦的獨身生活
[314]

 更是一種補償。古代宗教專設非常獨特的祭司階層，奉獻一個神聖的種族，一個部落或一個家族，用來永遠侍候神明，這種制度的建立只是為了擁有而不是為了征服。這些祭司的子女非常驕傲而且獲得保證，可以接受神聖的遺傳。但是家庭生活的煩惱、歡樂和關懷，又會逐漸消除熾烈的信仰熱情。每一位雄心勃勃的候選人，渴望進入未來的天堂，或是得到現世的職位，基督教聖殿的大門都為他們敞開。教士的職務與軍人及行政官員沒有不同，具有天生的性格能力熱心於宗教職務，被有眼光的主教看中，認為他的品行和盡心做事的態度，可以維護教會的榮譽和利益。主教
[315]

 (法律制止濫用權力之前)根據職權可以強制心懷不軌的野心分子保護受苦受難的平民大眾，奉行按手禮授予世俗社會裡最珍貴的特權。整個正統教會教士的人數比羅馬軍團的士兵更多，皇帝卻豁免他們應盡的公私勞役、市政職務、個人賦稅和奉獻樂捐，這些對一般公民來說可是難以忍受的沉重負擔；教士擔任的聖職卻可以抵消對帝國應盡的全部義務。
[316]

 每位主教對委派牧師擁有絕對不可干預的支配權，也獲得受委派教士永遠的服從，因而每個主座教堂的教士連同下屬的教區，各自形成永久性的正常社會。君士坦丁堡
[317]

 和迦太基的大教堂維持一個擁有500名聖職人員的特殊機構。那個時代迷信的風氣盛行，把猶太教會堂和異教廟宇的各種盛大儀式都引入了基督教會，使得各種職位
[318]

 和人數都在不知不覺中迅速增加。成群結隊的各級教士，像是執事、副執事、輔祭、祓魔師、讀經師、唱詩班以及門房，都在各自的職位上為盛大的禮拜儀式增添氣派的場面。教士的稱呼和特權還被廣泛授予許多熱心支持教會統治權的虔誠教友。曾經有600名遊方教士在亞歷山大裡亞的病榻邊為病人祈禱，1100名掘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結隊來自尼羅河畔的僧侶，像一層烏雲遮住整個基督教世界。

其三，財產。教會在《米蘭詔書》頒布(313 A.D.)後的收入和安寧都獲得保障
[319]

 ，基督徒不僅重新收回被戴克裡先迫害政策所奪去的土地和房屋，對過去在行政官員默許下佔有的財產也從此擁有了真正的主權。等基督教成為皇帝和帝國的宗教後，全國教士馬上有權公開要求得到相當數量的生活費用。對一般人民而言，每年徵收一定數量的稅款，比起擺脫迷信活動所要求的奉獻，必須忍受更加沉重的負擔。但隨著基督教的日趨茁壯，要求和開支也逐漸增大，教會階層必須靠信徒供奉，才能維持並且富裕起來。在《米蘭詔書》頒布八年之後(321 A.D.)，君士坦丁公開容許臣民可自由將財產遺留給基督教會。教徒在生前要過奢侈的生活，或是因貪心而難免對奉獻有所保留，等到臨死時，對宗教的慷慨行為如潮水一樣奔騰出來。有錢的基督徒學習君王的榜樣。一位雖然富可敵國，但並沒有世襲遺產的專制君王，有可能不論如何行善也獲得不了善果。

君士坦丁未免過於聽信閒言，以為犧牲全民勤勞所得利益，來養活不事生產的教士，把全國的財富全分給教會，就可邀得上天恩寵。帶著馬克森提烏斯的頭顱，前往阿非利加示眾的使臣，受皇帝之囑帶給迦太基主教凱基利安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已命令該省的金庫把一筆3000袋或1.8萬磅白銀的巨款支付給他本人，還將進一步指示他設法解決阿非利加、努米底亞和毛裡塔尼亞各地教會的困難。君士坦丁的慷慨大方隨著宗教熱情和罪惡行為一同迅速增長。他命令各城市分出相當數量的糧食充實教會慈善事業的基金，不論男女只要甘願過著僧侶生活，都將受到君王的特殊寵愛。

位於安條克、亞歷山大裡亞、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出一位衰老的皇帝想要與完美的古代建樹一比高下，卻顯露出來只圖誇耀的宗教熱忱。
[320]

 這些宗教建築的形式多為簡潔的長方形，有的向兩邊擴張形成圓頂，還有伸出兩臂成為十字架形的建築。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尼烏斯的雪松，屋頂上鋪著鍍金的銅瓦，牆壁、柱子、地面等都用色彩斑斕的大理石鑲面。裝飾聖壇用的是大量珍貴的金銀、珠寶、綢緞。這些格局宏偉的聖殿可以靠著地產收入，當作最穩定的財務基礎。從君士坦丁在位到查士丁尼統治的兩個世紀裡，帝國1800座教堂不斷得到君王和人民不容他人染指的財產，日益變得更為富有。合理分配給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英鎊，這樣可以使他們與富人、窮人之間都保持相等的距離。
[321]

 但隨著他們所管轄城市的升級和繁榮，他們的財產無形中提高很多。一份雖然不完整但真實可信的租稅清單
[322]

 ，詳細列舉了分屬於意大利、阿非利加和東部行省三座羅馬大教堂——聖彼得、聖保羅和聖約翰·拉特蘭大教堂的房產、作坊、果園和農莊的收益。這幾座教堂除了留作專用的油、亞麻、紙張、香料等租稅外，每年還生產2.2萬金幣或1.2萬英鎊的稅金。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時代，主教早已無法獲得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各教區教會的收入總共分為四部分，一份主教自己支配，其餘三份分配給下級教士、救濟窮人以及用於公眾禮拜費用。為避免這項神聖的委託發生舞弊，經常進行嚴格的查核。
[323]

 教會的財產仍然要按規定向國家納各種稅款。羅馬、亞歷山大裡亞、帖撒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並獲得減免部分捐稅；但是裡米尼宗教大會提出全部豁免的要求，由於時機尚未成熟，遭到君士坦丁兒輩的堅拒。

其四，民事審判權。拉丁地區的教士感激君士坦丁賜給他們的禮物，接受獨立的司法權力，在民法及公共法規的廢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
[324]

 實際上這是時機恰好以及教士的勤奮所產生的結果。不過有些基督教皇帝慷慨賜予教士一些司法特權，使他們不僅保住並且進一步提高聖職人員的地位。
[325]



(1)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只有主教享有珍貴無比的特權，那就是只能由同樣身為主教的同僚對他進行審判。即使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有同教弟兄組成的宗教會議能夠判定他是否有罪。這樣的法庭除非因為個人仇恨關係，或是宗教思想不能兼容而激起的憤怒，一般對犯罪的教士總是盡量寬容，甚至公然偏袒。然而，君士坦丁卻對此十分滿意，他認為公開的醜聞比暗中讓當事人逍遙法外更為有害。他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中公開宣稱，如果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姦，他將脫下御袍，好遮蓋那位宗教的罪犯，這番話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啟發。

(2)主教的教內審判權對教會階層來說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限制，因為他們的民事糾紛已不在世俗法規的審理範圍之內。教士的輕微過失，不會因公開審判或處分使教會喪失顏面。年幼的孩子從他們的父母或教師那裡得到溫和的指責，在這裡也只不過受到主教較為嚴厲的訓斥。但是，如果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較嚴重，僅是撤銷神聖而且待遇優厚的職務，已不足以抵償所犯的罪行，那麼羅馬的行政官員可以揮出正義之劍，不再考慮宗教豁免權的問題。

(3)主教的仲裁權獲得正式合法批准，法官據以運用的宗教法規，因各方都表示同意而被視為有效，裁定以後不容上訴，也不得推延執行。行政官員以及整個帝國臣民紛紛加入基督教的情景，逐漸消除基督徒原有的恐懼和疑慮。但他們遇事仍求助於主教法庭，因為他們信賴主教法庭的能力和正直，聖奧斯丁語帶滿意地抱怨說著，宗教永遠為招人怨恨的俗事干擾，不斷裁定誰該得到多少金銀、土地和牛羊。

(4)古老相傳的對罪犯的庇護權也轉移到基督教，慷慨而虔誠的狄奧多西二世將庇護權擴大到聖地的鄰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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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者甚至是罪犯，都可前來懇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義或給予寬恕。這樣一來，專制主義的粗暴行為由於教會的干預獲得緩和，最有地位的臣民在主教的斡旋和求情之下，生命或財產可能得以保全。

其五，教會的譴責。主教永遠是考核教民品德的監察官，有關贖罪的戒律也全都納入整套宗教法規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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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精確規定私下或公開懺悔的責任、取證、定罪以及量刑的原則。教皇如果在懲罰凡人隱匿而未彰顯的罪行時，卻對行政官員明顯的惡行和深具破壞性的罪過彷彿視而不見，那他就不可能真正行使精神的監察權。如果想對官員的行為依法審理，卻又非有政權機構的管轄權不可。某些宗教意識、忠誠思想或恐懼心理，能夠保護皇帝的聖職人員，使他們不致受到信仰狂熱或私仇憤恨的傷害。主教卻大膽譴責沒有穿上紫袍的暴虐之臣，將他們逐出教會。聖阿塔納修斯就曾將埃及的一位大臣逐出教會，他所宣佈有關火和水的禁令，也被莊嚴送交卡帕多細亞教會。
[328]



狄奧多西二世在位時期，赫拉克勒斯的一個後代子孫
[329]

 ，口才出眾、彬彬有禮的辛尼修斯，在昔蘭尼古城遺址附近接替托勒密的職位。這位頗有哲學修養的主教，儘管並不願意擔當這一角色，卻仍處處表現出應有的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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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懲治人稱利比亞惡魔的安德洛尼庫斯省長，此人佔據可以牟利的職位，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採取一套搜刮民財和施展酷刑的新辦法，更因為褻瀆神明而加重了壓搾百姓的罪行。辛尼修斯一開始選擇使用溫和的宗教方式，但等到光靠勸誡無法挽救行政官員傲慢墮落的靈魂時，只有用宗教法庭的權威進行最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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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使安德洛尼庫斯、他的同夥以及家族，全都遭到人類和上天的唾棄。

那些比法拉裡斯或西拿基立
[332]

 更為殘酷，比戰爭、瘟疫或蝗災破壞性更大而又不肯悔改的罪人，將被剝奪作為基督徒和參加宗教活動的權利，也就失去了進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誡數量眾多的教士、行政官員和人民，要與耶穌的敵人斷絕來往，不容這些人進入自己的家門，不和這些罪人共餐，也不能與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更不讓他們參加莊重的葬禮。托勒密教會的名聲並不響亮，所作所為引人反感，卻向全世界的姊妹教會發出了這份聲明。那些拒絕遵守這項教令的俗人，將被視為與安德洛尼庫斯及其邪惡的追隨者同罪，要受到同樣的懲罰。這一可怕的宗教法規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強加於拜占庭法庭，使得惶恐萬分的庭長只得向教會乞求寬恕，也使得這位赫拉克勒斯的後代子孫，可以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平身，這種樂事倒是不容易獲得。諸如此類教規和事例，一直都在無聲無息的狀況下，為長期騎在帝王頭上的羅馬教皇鋪平勝利的道路。

其六，公開演說的訓練。每一個得民心的政府，都經歷過群眾粗俗不堪和無的放矢的叫囂和吶喊。這種肆意的攻訐隨著衝動的情緒，很容易傳播開來。冷漠的性格受到刺激，強大的理由也被推翻，凡聽到的人在內心引起共鳴的同時，也受到周圍廣大群眾的影響。公民自由權利受到徹底破壞，使得雅典的政治煽動家和羅馬的護民官全都沉默下來。布道的風氣是基督徒獻身宗教相當重要的表現，但在古代的廟宇裡卻付之闕如。直到帝國各地的講壇擠滿神聖的宣講人，他們能享有異教前輩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權，從這時起帝王再也不會聽到群眾演說家的刺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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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民官所提出的理論和雄辯，馬上就會出現許多熟練而堅定的反對者，同樣在後面跟著很多搖旗吶喊的人，爭著出頭加以反駁。在這種情況下，真理和良知的目標往往從敵對情緒的鬥爭中獲得意外的支持。不論是主教還是受到主教慎重委以布道特權的長老，知道順從的聽眾被各種繁雜的宗教儀式擺佈得非常聽話，布道者絲毫不用擔心自己的講辭會有被打斷或受到質疑的危險。

基督教教會對上級的指示會嚴格服從，只要羅馬或亞歷山大裡亞大主教用居於高位的手定好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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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或埃及數百個講壇，立即會響起完全相同的和聲。這種制度的設計值得讚許，但是效果並不理想。布道人敦促大家履行社會職責，他們稱頌的完美修道士所具有的品德，對個人而言只會帶來極端的痛苦，對人類根本沒有一點益處。他們對慈善事業的規勸，透露出他們暗中希望為了賑濟窮人，最好讓教士來管理信徒的財產。代表上帝最崇高的屬性和法則，為形而上學的詭辯、俗氣的儀式和虛構的神跡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所玷污，他們用最大的熱情所鼓吹的主題，不外是憎恨教會的反對者，發揚宗教美德，服從教堂的神職人員。當公眾的和平因異端邪說和分裂活動而受到干擾時，神聖的布道者便吹響了引起不和、甚至煽動叛亂的號角。這時會眾的頭腦會被神秘的論調所擾亂，挑逗性的言詞更激起狂熱情緒，於是他們從安條克或亞歷山大裡亞的基督教堂裡衝殺出來，準備自己去做殉教者，或者讓別人去為教會犧牲。這種在風格和語言方面的墮落，在拉丁地區主教的激烈演說中隨處可見。但是格列高利和克利索斯托的文章，卻常常拿來和雅典最輝煌的典範相比，不管怎麼說至少比亞洲的狀況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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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宗教會議。基督教共和國的代表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聚會，宗教會議向羅馬世界120個行省傳送基督教的教會教規和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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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法律規定，授權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轄行省的副主教舉行會議，用以改進與會人員的行為，重申神職人員的權利、表達在座人員的忠誠。如果教士和人民選出填補紅衣主教團空缺的候選人，就對他們的績效進行審查。羅馬、亞歷山大裡亞、安條克、迦太基以及後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更大的審判權，可以召集所屬的主教舉行多種會議。但是最關緊要的宗教大會卻只有皇帝本人有權決定。每當教會中出現緊急情況需要採取此類重大步驟時，他會立即向各行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發出強制性召喚令，同時附有可以使用驛馬並支付足夠旅費津貼的證書。在君士坦丁統治的早期(314 A.D.)，那時他還是基督教的保護人而非教徒，他便把有關阿非利加問題的爭論交給阿爾勒會議去處理。來自約克、特裡爾、米蘭以及迦太基的主教，操著本鄉本土的語言，在會議上像朋友和兄弟一樣，討論拉丁地區或西部教會與大家利害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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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之後(325 A.D.)，在比提尼亞的尼西亞召開的陣容盛大而且千古留名的宗教大會，能夠通過與會人員最後的裁定，徹底解決在埃及出現的有關三位一體的問題，事實上這種爭論非常微妙。380名主教聽從寬容君王的召喚全部到場，與會人員包括各個階層、教派和稱號的教士總共是2048人。希臘的教士都親自前來，拉丁地區的教士在獲得同意後，由羅馬教皇派出的代表團擔任。皇帝經常御駕親臨為期兩個月的大會，讓侍衛等在門外，自己(在得到會議的同意之後)坐在大廳中央的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聽別人發言，講話非常謙虛。如果他的話對辯論產生了影響，他總是很謙恭地聲明，他是使徒繼承人的行政首長，絕不是審判官，何況各位都奉神的指派成為地上的僧侶。一位專制君王對無拳無勇的臣民集會，竟然表示如此隆重的尊敬態度，唯一先例就只有採用奧古斯都政策的羅馬帝王，一度對元老院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就在短短50年中，一位精於哲理的旁觀者，看到世間風雲變幻，不免想到羅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西亞會議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之父和基督教教會之父都同樣日趨墮落，在品德方面全都無法和原來的創始人相比。但是，由於基督教的主教深深扎根在公眾輿論之中，比較能夠用合理的傲氣維持自己的尊嚴，有時甚至還能用英武的氣概反對君王的意願。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發展，曾使宗教會議喪失威信的軟弱無能、意氣用事和愚昧無知，都已被世人逐漸淡忘。整個基督教世界全無例外，完全聽命大公會議永遠正確的教條。


 第二十一章 異教受到迫害 多納圖斯教派的分裂 阿里烏斯的宗教爭論 君士坦丁及其子統治下教會和帝國的狂亂狀況 異教的寬容(312—362 A.D.)


 一、基督教的異端教派受到迫害及產生分裂(312—362 A.D.)

極為感激的教士用讚美的聲音，推崇君士坦丁一生的作為，使他們可以發揮宗教熱情，增進實質利益，獲得安全、財富、榮譽和尊敬。君士坦丁支持正統教會的信仰，認為這是政府官員最神聖的義務和最重要的責任。《米蘭詔書》是信仰自由的大憲章，賦予羅馬世界每位臣民選擇自己的宗教的權利，但是這個極為寶貴的權利立刻受到侵犯。皇帝自認瞭解真理，所以吸取了迫害的典則。對於反對正統教會的教派來說，基督教的勝利給他們帶來苦難和壓迫。君士坦丁很容易相信，異端教派敢於爭論他的理念，反對他的統治，是執迷不悟的犯罪行為，要及時採用嚴苛的手段，對他們加以節制，將這些可憐的人們從永恆懲罰的危險中拯救出來。

皇帝非常慷慨地對正統教會的教士賜予酬勞和豁免，異端教派卻不得享受這些特權，他要求大臣和教諭立刻採取行動，不得浪費時間和減低成效。有些異端的徒眾因帝國尚未統一而能苟延殘喘，等到君士坦丁征服東部，隨著東部行省立即奉行他的詔書，這等於宣告他們完全絕滅的命運。在充滿宗教狂熱和嚴詞指責的序幕後，君士坦丁絕對禁止異端教派的集會，籍沒他們的公共財產，將之作為國家的收入或是供正統教會運用。有些教派抗拒皇室的嚴厲作風，像是薩莫薩塔的保羅，領導追隨的徒眾進行直接的反抗；弗裡吉亞的孟他努派還是狂熱地繼承先知的預言；諾瓦替安派嚴正否認塵世的悔改所能產生的效果；在馬西昂派和瓦倫提尼安派的領導之下，亞細亞和埃及形形色色的諾斯替派信徒，又開始重整旗鼓，蠢蠢欲動；摩尼派從波斯傳入東方和基督教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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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最欺世盜名的著作。地方行省運用雷厲風行的手段推動皇帝的政策，企圖將可憎的異端完全根除，或者至少要能限制他們的發展。一些針對異端的刑事規定是從戴克裡先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中複製而來的，而這種「改宗皈依」的方式受到某些主教的讚許，他們過去嘗過高壓手段的滋味，現在有權訴諸這方面的要求。

有兩個微不足道的情況，可以證明君士坦丁的內心沒有完全被宗教的狂熱和偏見所腐化。在他譴責摩尼教和同宗的派別之前，他決定對相關教義就其本質方面進行精確的探索和調查，但是他不相信他的宗教顧問會公正無私，於是把這件很精細而微妙的工作，交付給一位學問淵博而且行事穩健的政府官員負責。然而他並不知道這位官員是很容易被金錢收買的。另外一件事是皇帝很快被說服並承認他對諾瓦替安派的正統信仰和嚴謹教規加以禁止是過於倉促的舉動。教會之所以對諾瓦替安派產生異議，是他們認為有些戒律條款並非救贖世人的基本要件。為此皇帝特別下了一道詔書，赦免諾瓦替安派教徒在法律方面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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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在君士坦丁堡興建一所教堂，尊重他們的聖徒所行的奇跡，邀請該派的主教阿塞西烏斯參加尼西亞的大公會議。同時他用開玩笑的口氣，溫和地嘲訕這位參加會議的主教，說他的教條太過瑣碎。從君主口裡所說出的話，自然會被讚美和感恩的心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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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在馬克森提烏斯死後，立刻用獲得勝利的軍隊光復阿非利加，他誤以為一位受過教化的改宗者能很快適應該地，結果不斷產生的怨言和相互的指控給他的統治帶來很大的困擾(312 A.D.)。等他得知從昔蘭尼到直布羅陀海峽的各行省的廣大地區，都因宗教的紛爭而動盪不安時，真是感到非常驚異。人心渙散的根源在於迦太基教會的重複選舉，而這個教會無論就位階或富裕的程度，在西部的教會中都名列第二位。凱基利安和馬約裡努斯是阿非利加相互敵對的兩位總主教，等到後者過世，就留下一個空缺給多納圖斯，他因為才識過人而且品德高尚，受到他這一派教徒的堅定支持。凱基利安的聖職任命在前，應該在位階上具有優勢，但是他過於急躁，沒有等努米底亞的主教們到達，就自己登上了總主教的寶座，這就算稱不上不合法，至少也是不合程序的行為。於是這些主教指責凱基利安，同時推崇馬約裡努斯，結果這70名主教，因為有人發生醜聞，再加上努米底亞宗教會議上發生了涉及女性的陰謀、褻瀆神聖的交易和囂鬧暴亂的議程，使得他們的職權再度受到削弱。

這些產生爭執的黨派，他們的主教仍然爭權奪利，互不相讓。有人由於過去把《聖經》私下送給戴克裡先的官員，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受到對手的群起而攻，地位岌岌可危。雙方相互攻訐，同時進行私下的活動，像是有人證實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在上次的迫害期因宗教信仰吃盡苦頭後，態度還是沒有改過自新。分裂的教會沒有能力進行公正的裁判，皇帝為了平息雙方的爭論，陸續成立五個法庭很慎重地審理本案，整個審判的過程從最早提起上訴到最後的宣判，拖延了三年之久。意大利禁衛軍副統領和阿非利加擁有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負責進行全面的調查。兩位主教的貴賓把處理報告帶到迦太基，裡面是羅馬和阿爾勒御前會議所下達的敕令，以及君士坦丁在神聖宗教會議中至高無上的裁決。整個案件對凱基利安有利，全體一致承認他是阿非利加真正合法的總主教，具有民事和教會的全部權力。將教會的位階和財產判給他所指定的主教，對於皇帝而言毫無困難，君士坦丁將多納圖斯派的主要領導階層全部放逐。

然而這件案子要求公正處理的呼聲甚囂塵上，在受到關注後又重新進行判定。或許他們的冤情不是沒有根據，完全是寵臣奧修斯運用狡猾陰險的手段取得皇帝的信任所致。欺騙和賄賂的影響力，可以使無辜者受到懲處，有罪者加重刑責。不過，這種不公正的情況要是發生糾纏不清的爭執，在專制政體看來只是微不足道的缺失，何況類似的案例多如牛毛，後代子孫覺察不到，很快就會遺忘。

這次事件要不是導致了教會的分裂(315 A.D.)，發生重大的影響，也不會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阿非利加的行省忍受了300年的痛苦，靠著基督教本身的力量才完全平息下去。多納圖斯派受到爭取信仰自由和發揮宗教狂熱的激勵，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拒絕服從篡奪者，他們認為凱基利安的當選有爭論，教職的權力不被他們承認。凡是有人接受凱基利安叛教者和邪惡的黨派，使自己獲得聖職任命，多納圖斯派就將這些人全部逐出教會，這樣他們也失去了與人類社會和宗教正常的交往。他們極為欣喜而又充滿信心，認為歐洲和亞洲的主教受到罪行和分裂的影響，使徒的繼承權已經斷絕，正統教會的特權如今只屬於所選定的阿非利加信徒，只有多納圖斯派的信仰和紀律，才能夠保證教會正直純潔不受任何污染。他們用毫不通融的態度堅守著頑固的原則，要是一個改信者，或者是來自東方遙遠行省的聖職人員被派到阿非利加，他們都會懷疑這些人的合法性，視之為異端或分裂分子。對於這些人所主持的洗禮和任職，他們還要再重複一遍這些神聖的儀式。
[341]

 這些教徒在獲准接受多納圖斯派的聖餐禮之前，無論是主教、處女或是純潔的幼兒，都要蒙受公開認罪的羞辱。要是多納圖斯派得到一座教堂的所有權，而它過去曾被正統教會的敵手使用過，他們就會像獲得一座偶像崇拜者的廟宇那樣，用猜忌的心理很小心地處理以淨化這個褻瀆神聖的建築物。他們洗淨進出的道路，重新粉刷牆面，焚燬木製的聖壇，熔掉金銀器具，把作為聖餐的麵包丟給狗當食物，用盡一切侮辱的手段，在宗教的派系之間激起永恆的仇恨。雖然這兩個派別混雜在阿非利加的城市裡，彼此有相同的語言和習慣，同樣保持著宗教的狂熱和知識，也有同樣的信仰和崇拜儀式，但卻存在著無法化解的嫌惡之情，釀成了水火不容的分裂局面。多納圖斯派受到帝國政府和教會的排斥，毫無權勢可言，卻仍舊在有些行省保有人數上的優勢，尤其是努米底亞，有400位主教承認總主教的管轄權。

但是教派堅強不屈的精神有時會被人抓住要害。原本分裂的教會由於內部的離心離德，造成的後果更是慘不忍睹。多納圖斯派的主教有四分之一追隨馬克森提烏斯自立門戶，他們最早的領袖規劃出狹窄而孤獨的道路，要與人類的大社會分道揚鑣，不相往來。與他們差異不大的祈禱派，竟敢大言不慚地宣稱，等到耶穌降臨世上進行最後的審判時，必然發現真正的信仰保存在愷撒裡亞·毛裡塔尼亞幾個無名的村莊裡。


 二、三位一體論的哲學淵源和發展經過

多納圖斯派的分裂還僅僅局限在阿非利加一地，釀成大禍的三位一體爭論卻不斷危害基督教世界的每個地區(360 A.D.)；前者是濫用自由形成偶發性質的吵鬧，後者用哲學當幌子帶來神秘難解的爭辯。從君士坦丁時代到克洛維或狄奧多里克時代，羅馬人和蠻族的世俗利益，深深涉入阿里烏斯教義的神學爭論之中。因而請允許歷史學家用尊敬的態度掀開聖所的神秘，從柏拉圖的學院到帝國的衰亡，推論出理性和信仰、謬誤和激情的發展過程。

柏拉圖的才智受到本人沉思冥想的激發，或是埃及僧侶傳統知識的啟示，
[342]

 竟敢探索高深莫測的神性。他把自己的心靈提升到超越思維的境界，首次提出了自存的概念，進而考量宇宙的必要成因。雅典的智者沒有能力領悟：為何經由個體本質極為簡單的結合，能容許不計其數的相異而又連續的觀念，構成智能「理性」世界的模式；為何一個「人」純粹的精神力能夠執行完美模式，用擅長塑造的手鑄造出粗陋而自主的混沌狀態。要從這種困難中脫身而出已是徒然無望，甚至人類心靈中微弱的力量也要受到壓制，誘使柏拉圖要考慮經過三次變形的神性：宇宙的首次成因、宇宙的理性或邏各斯(道)、宇宙的靈魂或精神。柏拉圖充滿詩意的想像力有時會貫注於形而上的概念，有時又會受到這種概念的激發。這三種原始的要素在柏拉圖的系統中，被述說成三個神明，在一個神秘莫測而又難以形容的世代，三者相互結合在一起。而邏各斯對一位永恆之父的聖子來說，被認為是最易獲得的本性，至少聖父就是造物主和世界的主宰。很明顯，這些隱秘難知的玄理在學院的花園裡審慎地喁喁私語，就是柏拉圖最私淑的門徒，經過30年勤奮的學習，還是無法完全瞭解。

馬其頓人
[343]

 用武力將希臘的語文和知識傳播到亞細亞和埃及，亞歷山大裡亞知名的學院教授柏拉圖的神學體系，不僅保存了原有的內容，還能發揚光大。猶太人受到托勒密王朝
[344]

 的庇蔭，在他們的新都城建立人數眾多的殖民區，這個民族的大部分人員遵從合法的傳統祭典，從事賺錢的經商行業，只有少數希伯來人有更為自由開放的心靈，將一生奉獻給宗教和哲學的沉思。他們對於雅典哲人的神學體系不僅全力鑽研，而且心悅誠服，但是不會公開承認他們過去在這方面的貧乏，那將會使民族的自尊受到羞辱。他們勇敢地指出，就像是那些從祖先繼承神聖的金銀和珠寶，都是後來從埃及主人那裡偷竊的物品。在基督出生前100多年，亞歷山大裡亞猶太人創作了一篇哲學論文，被當成受到所羅門智慧所啟示的遺物
[345]

 ，被認為貨真價實而且極為珍貴，因而毫無異議為大家所接受。當然這種做法不符合柏拉圖學院的風格，也有傷哲人的感情。還有一些類似的狀況，摩西信仰和希臘哲學的結合突顯出斐洛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部分創作於奧古斯都統治的時代。
[346]

 宇宙的靈性與希伯來人的虔敬相違背，他們把邏各斯的特質賦予摩西的耶和華以及以色列人的族長，神的兒子以可見的形象，甚至是以人的容貌降臨世間，執行眾所周知的職責，看起來與宇宙成因的本質和屬性自相矛盾
[347]

 。

柏拉圖的滔滔雄辯、所羅門的崇高名聲、亞歷山大裡亞學院的學術權威，以及猶太人和希臘人思想的幾不兼容，這些都使得高深莫測的學說無法建立不朽的真理，雖可取悅理性的心智於一時，但卻無法永遠得到滿足。受到上帝啟示的先知或是使徒，只有他在人類的信仰領域施行合法的統治，要不是《四福音書》作者
[348]

 用天賜的巨筆，完成卓越的神聖著作
[349]

 ，肯定邏各斯的名聲和神性，學院學派、呂克昂學派和畫廊學派
[350]

 基於各自的哲學觀點，必然會因柏拉圖的神學而困惑得不知所措。基督教的改革完成在涅爾瓦統治的時代(97 A.D.)，向世人揭露絕大的秘密，那就是邏各斯(道)太初與神同在，邏各斯就是神，他創造萬物，萬物都藉著他而被創造，化身為人就是拿撒勒的耶穌，他為童女所生，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最古老而受尊敬的教會作者即福音神學家，提出基督憑著神的榮譽建立了永世不朽的根基，他們特別警惕，致力於駁倒兩個持反對立場的異端邪說，它們曾破壞原始教會的和平。
[351]



其一就是伊比尼奧派，他們的信仰過於粗俗而且不夠完美，這些人又被稱為拿撒勒派，崇敬耶穌是最偉大的先知，具有超凡入聖的德業和權柄。他們把希伯來神諭中所有的啟示，提到彌賽亞所應許屬靈和永恆的國度，
[352]

 全部歸之於他本人以及未來的統治。他們之中有人承認他為童女所生，但是對邏各斯或神的兒子存在於太初和保有完美的神性，仍舊非常固執地加以否認，這在《約翰福音》裡有明確的釋義。過了50年以後，殉教者查士丁提到伊比尼奧派的謬誤，認為這個派別只保留基督徒的名義，成為微不足道的少數，不值得用嚴厲的口氣加以譴責。

其二是以別號「幻影論者」而知名的諾斯替教派，此教派完全逸出正道走向極端，主張基督具有神性的同時也顯示他的人性。他們受教於柏拉圖的學院，經常聽到邏各斯極為玄妙的觀念。他們想要表示，上帝最光明燦爛的「元氣」或稱為「流溢的光」，可以用來塑造成一個「人」的外表形體和可見容貌。
[353]

 但是他們又徒然無益地聲稱，世俗物體的缺陷和天國本質的純淨，兩者之間根本無法共存。就在基督的寶血依然瀰漫在髑髏地的山頂時，幻影論者虛構出邪惡和縱情的假說，認為耶穌並非生於處女的子宮，而是以完美的人形降臨於約旦河的河岸，並把旨意強加於敵人或門徒的身上，使彼拉多的手下對著空虛無物的幻象，憤怒而無能為力地殺戮，耶穌看上去像是喪生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後又從死中復活。


 三、三位一體論的主要觀點和對基督教的影響

使徒借用柏拉圖神學的基本原則，特別提到這些原則經過神的核准，第二、第三世紀博學的長老受到鼓勵，可以欣賞並研究雅典智者的著作，因為這些作品有不可思議的先見之明，其中之一就是預見到了基督教的改革。柏拉圖可敬的名聲經常被正統教會使用，以及被異端教派濫用，一般都是拿來支持自己的真理或是反駁別派的錯謬。柏拉圖評論者的妙思所建立的權威，以及邏輯辯證的運用技巧，被用來證明柏拉圖的見解在遙遠的後世的意義，同時這也讓有創造力的作者保持謹慎的沉默。特別像是神秘莫測的三位一體
[354]

 ，有關三個神格的性類、形成、區隔和平等，這些微妙而又深奧的問題，亞歷山大裡亞的哲學學院和基督教學校展開爭論不休的激辯。熱烈的好奇心促使他們探索深淵的秘密，導師和門徒的驕傲滿足於文字的表達技巧。但是那些最明智的基督教神學家，像是偉大的阿塔納修斯，他們坦承
[355]

 ，無論如何用盡理解力去思索邏各斯的神性，辛勞的工作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會產生反效果，思考得愈多理解得愈少，寫作得愈勤愈是無法表達出自己的觀念。人們在探索的每一個步驟，不得不認識到或者是感覺到，人類心靈的運思能力與所望目標的大小之間不可估量的差距。吾人可能會努力萃取時間、空間和事物的概念，這些概念與我們通過經驗知識獲得的理解力發生密切的關係，但是一旦我們想很快地合理推定屬靈世代的無限的本質，通常就會從否定的概念推斷出肯定的結論，如此我們就會陷入黑暗、困惑和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這些困難源於所討論主題的性質，帶著無法負荷的重量壓在哲學和神學的爭論者身上。但是我們也可能觀察到兩種最基本、也是最特殊的情況，從柏拉圖學院的論點中辨別出正統教會的義旨。

其一，在一個哲學家所精選的社會中，其中的成員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格物致知的習性，在雅典的花園或是亞歷山大裡亞的圖書館，可以安靜地沉思或是溫和地討論有關形而上學的一些深奧難解的問題。對於柏拉圖學派的弟子而言，個人的思考不會指望別人有所理解，更不會激起大家辯論的熱情
[356]

 ，他們神遊物外的深思，由於他人的怠惰、忙碌或是勤奮從事其他的學問，不會引起注意而受到忽略。但是等到邏各斯被揭露出來，成為基督徒信仰、希望和宗教崇拜的神聖目標之後，高深莫測的神學體系，被羅馬世界每個行省數量龐大而日益增加的群眾所接受，無論這些人年齡、性別和職業為何，都很少習於抽像的推理和切望的沉思，沒有資格來判定神性的制度。

然而德爾圖良大言不慚地提到，基督徒的神智可以回答任何問題，甚至那些難倒了最聰明的希臘智者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當目標離我們無限遠，人類對它的理解程度最高和最低之間的差距，的確可以被計算為無限小。至於小到何種地步，就要用對固執和教條所產生的信心來加以衡量。這種沉思不再是打發時間的休閒活動，而變成當前生活中最嚴肅的責任，也是未來生活中最重要的準備工作。這種神學成為個人沉思和公眾談話最常見的主題，相信是義務，懷疑是罪惡，錯誤是危險，甚至帶來致命的後果。冷酷的哲學所呈現出的漠不關心的態度，被虔誠的狂熱精神激起騰空的烈焰，甚至就是普通語言表示的隱喻，也暗示了感覺和經驗所造成的謬誤的成見。基督徒憎恨希臘神話粗俗而齷齪的世代，忍不住要用大家熟悉的孝順和父子的關係來加以證明。聖子的角色像是永恆從屬於賦予它存在意義的創造者，
[357]

 但是由於世代繼承的行為就精神和抽像的感覺而論，必定會傳承自然之道的屬性，不會在聖子和永恆全能的聖父之間，樹立起權柄和時效的界線。基督去世後八十年，比提尼亞的基督徒在普林尼的法庭裡宣稱，他們把他當成神明祈求保護，他那神性的榮譽在每個時代和國家都永垂不朽，所有的教派都尊他的名，自視為他的門徒。他們崇敬基督，恐懼任何異教崇拜，原本可能讓他們斷言邏各斯相等和絕對的神性，但他們憂慮會觸犯到基督偉大的聖父和宇宙中那獨一的至高權柄，害怕在不知不覺中阻礙他們迅速升至天國的寶座。基督徒由於這種對立的意向，內心會懸慮難安，甚至發生動搖，我們可以由神學家的作品看得出來，從使徒時代的末期到阿里烏斯爭論開始，上述的憂慮在這段期間盛極一時。無論是正統還是異端教派，都需要信徒的贊同以增加他們的信心。就是最吹毛求疵的評論家也得承認，即使他們走運獲得羅馬正統教會的真理，也會用散漫、含糊甚至矛盾的語言，來陳述他們的概念。

其二，區別基督徒和柏拉圖學派的首要條件是個人的虔誠，其次是教會的權威。哲學的徒眾強調學術自由的權利，對教師尊敬的情感，往往體現於出手大方和自願呈送束脩。但基督徒形成人數眾多而紀律嚴明的社會，法律和官吏的管轄權很嚴格地運用在心靈的信仰上，想像力毫無拘束的漂蕩狀況，逐漸受到信條和懺悔的制約，
[358]

 個人判斷的自由權利降服於集合公眾智慧的宗教會議。神學家的權威為教會的位階所決定，主教是使徒的繼承者，對背離正統信仰的人施以教會的譴責。但在宗教爭論的時代，任何壓迫行為都會對心靈的反彈增加新的力量，一個精神上的叛徒的宗教狂熱和固執作風，有時會為野心和貪婪的秘密動機所激發。形而上的論辯成為政治鬥爭的原因和借口，柏拉圖學院的精妙之處成了黨派傾軋的徽章標誌，激烈刻薄的爭論使雙方本已分道揚鑣的信條更擴大了分歧。普拉克西阿斯和撒伯裡烏的黑色異端，長久以來竭盡全力要混淆聖父與聖子。
[359]

 只要他們對神格的區隔較之神格的對等，堅持得更為嚴謹而熱烈，可能就會受到正統派的諒解和寬恕。等到爭論的狂濤消退，撒伯裡烏派的發展不再成為羅馬、阿非利加和埃及教會所恐懼的對象，宣揚神學見解的浪潮開始平穩地流向對立的極端，就是出於其他宗派之口的受到譴責的名詞和釋義，最正統的神學博士現在也會拿來使用。
[360]



宗教寬容的詔書恢復基督教的平靜和安寧後，有關三位一體的論爭又在動盪不安的亞歷山大裡亞復活，那裡是柏拉圖學派、智慧才俊以及富有人士在古代的聚集中心。宗教紛爭的火焰迅速從學術界傳播到教士和人民中間，再散佈到各行省和東部。有關邏各斯的永恆性這個玄妙的問題，在基督教大會和群眾的布道會上也有人熱烈鼓吹。阿里烏斯學說的離經叛道，
[361]

 通過他本人和對立教派的狂熱宣揚，很快變得眾所皆知，即使是態度最堅決的反對者，都承認這位傑出的長老學問淵博，生活上無可指責。他還在前一次的選舉中，慷慨地拒絕登上主教的寶座。
[362]

 而阿里烏斯的競選對手亞歷山大後來卻成了他的審判官，這一重大案件得以在他的面前進行法庭辯論。如果開始時亞歷山大還有些猶豫，最後他卻做出判決，認為這是一個有關宗教信仰絕對不容違背的原則問題。無所畏懼的長老決心要否定憤怒主教的無上權威，因而被排斥於教會的一切活動之外。但是孤軍奮鬥的阿里烏斯得到了人數眾多這一派的支持，直接追隨者中有2位埃及主教、7位長老、12位執事以及700名處女(簡直可以說是不可思議)。亞細亞大多數主教都支持或贊成他的主張，他們所採取的步驟是通過兩位歐西比烏斯的行動實現的，他們分別是愷撒裡亞的最博學的高級教士歐西比烏斯，以及尼科米底亞的雖已成為政治家，卻仍未失去聖徒身份的歐西比烏斯。在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亞召開的宗教會議，與埃及的宗教會議對抗。皇帝和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神學的論爭上，經過整整六年後(318—325 A.D.)，
[363]

 最後結果仍然要提交具有最高權威的尼西亞大公會議做出裁定。


 四、基督教有關「本體同一」和「本體相類」的爭論

有關基督教信仰的神秘性，一旦進入民眾的公開論爭，就會產生危險。提到神聖的三位一體說所具有的性質，按瞭解的狀況，雖然這種區分並不完善，但是顯然有三種不同的學說。而且早已有人很明確地指出，要是從宗教信仰絕對和純粹的眼光看來，三種學說之中沒有一種能免去異端邪說和思想錯誤之嫌。

其一，根據阿里烏斯及其門徒最先提出的第一種假說，邏各斯是聖父按自己意願從虛無中創造出來的必須有所依附的自發性產物。至於創造出來的聖子，
[364]

 是在一切世界出現之前誕生，最長的天文年代也只能和他存在時間的一剎那相比。然而，他的存在時間並非無限，在極其精微的邏各斯產生前，已有過一段時間。聖父在唯一的兒子身上注入他那博大的精神，賦予他燦爛的光輝。作為絕對完美的可見形象，他在腳下無比遙遠之處，見到寶座上面光芒萬丈的天使長；然而他只用一束反射的光，使得聖子如同羅馬皇帝受到愷撒或奧古斯都封號的兒子一樣，
[365]

 按照聖父和神王的意願統治著宇宙。

其二，根據第二種假說，邏各斯具有一切與生俱來和不可言喻的完美，就宗教和哲學而論應歸屬於「最高神明」。三種相異和無限的心靈或物質，三種均等和永恆的存在構成神性本質。如果說其中任何一個不曾存在或停止存在，本身便是一種矛盾。那些相信共有三個神明獨立存在學說的鼓吹者，則企圖用三者在統治萬物時能夠永遠協調和一致的說法，解釋在世界的設計和秩序中第一動因顯而易見的統一性。和這種行動的統一約略相似的情況，在人類社會乃至動物社會中都經常出現。破壞相互之間的和諧，這種動因只能來自於功能的不完美或不平等；但是由無限的智慧和美德所引導的全能全知，必定會選擇同樣的手段以達到同一目標。

其三，三個神明因自身需要而存在，具有神一切最完美的屬性，彼此永遠同時存在於整個宇宙之中，具有永恆的時間和無限的空間，令人驚愕的心靈有無可抗拒的力量，他們實際是同一個神明，只是在天恩和自然的體系中，可以同時以不同的形態出現，並從不同的方面進行思考。按照這種假說，真正實質的三位一體經過精純化和抽像化以後，存在於心靈之中，只會想到有三位一體這個名字。邏各斯不再是一個神格而是一種屬性，只有在比擬的意義中，應用永恆的理性才能稱呼為聖子，從開始便與上帝同在，而且是邏各斯並非聖子創造萬物。邏各斯的化身只能成為神智的靈感，充滿耶穌這個人子的靈魂，指導著他的行動。這個神學問題繞過一圈之後，讓人感到非常驚奇，竟然發現撒伯裡烏派所做出的結論，正是伊比奧尼派論爭的起點，是以極難理解的神秘學說引起人們的崇敬，卻規避有心人士的探究。
[366]



如果參加尼西亞大公會議(325 A.D.)的主教能憑良心公正行事，阿里烏斯和他的同道很難誇口，說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兩種觀點雖針鋒相對，但全是他們提出的學說，很有希望得到大多數人贊同。阿里烏斯派很快發現自己處於險境，馬上審慎裝出謙虛和友善的態度。這種卑躬屈節的模樣，過去無論在民事糾紛和宗教爭執中很少人採用，那是力量弱小的一方不得已而為，別人看到也不會賞識和欽佩。他們建議教友遵從福音書仁愛和寬容的訓示，強調兩種論點的特質是內容深奧難以理解，反對使用在《聖經》上無法找到的詞句和解釋，自願做出重大讓步，滿足爭論對手的要求，同時又不損害自己堅持的原則所具有的完整性。獲勝的一方帶著傲慢的懷疑態度接受他們提出的提議，同時又急於尋找相互之間無法調和的差異，只要阿里烏斯派加以拒絕，便會背上異端邪說的罪名。

在一封公開宣讀以後感到慚愧又馬上撕毀的書信中，他們的支持者尼科米底亞的歐西比烏斯坦承，柏拉圖學派很熟悉「本體同一」或同體論的說法，這種論點與神學理論體系的原則相違背。控制宗教會議的進行並提出各種決議的主教，見到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依照安布羅斯生動的敘述，拿起由異端邪說身上拔出的寶劍，斬斷那個可恨怪物的頭顱。聖父聖子同體的學說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上得到確認，後來的希臘教會、拉丁教會、東方教會以及新教都一致同意它是基督教的根本信條。但是，如果這個「名詞」不能用來指責異端教派，使得正統基督教會團結起來，那就無法達成多數派的目標，他們基於這種原因才把它納入正統基督教教義之中。實際上多數派又分為懷有對立情緒的兩派，分別支持三神論和撒伯裡烏派的觀點。但是極端的對立將要推翻自然宗教或天啟宗教的根本，雙方都同意限制各派對原則的嚴格要求，避免在對手的催促下產生公正但招人怨恨的後果。宗教事業共同的利害關係讓他們願意聯合在一起，暫時放下不同的觀點，仇恨心理由於寬容的和解協商而軟化。採用神秘的「本體同一」這個名詞，使雙方的爭論暫時擱置起來，對這個非常特別的字眼，大家可以用本派的教義靈活加以解釋。

撒伯裡烏派的解釋，曾在五十年前迫使安條克會議不得不禁止使用這個著名的專用名詞，但暗中抱有偏愛的神學家們對名義上的三位一體說產生好感，支持「本體同一」。然而，在阿里烏斯時代聲譽最高的聖徒，如無所畏懼的阿塔納修斯、博學的格列高利·納齊安贊，以及其他一些教會的實力派人士的強力支持下，尼西亞教義獲得了最後的成功。他們認為「本體」一詞實際上就是「本性」的同義詞。他們因而非常肯定地表示，根據他們對這個名詞的理解，如果三個神格完全屬於相同類型，那麼彼此就是「本體同一」或同體。這種單純的平等關係會受到干擾，一方面由於內在聯繫和精神滲透牢牢結合了神格，另一方面由於聖父的崇高地位，這一點在聖子不失去獨立性的前提下是公認的。
[367]

 只是在這個限度內，那幾乎不可見而極為恐懼的正教球體，才被允許安全地顫動。不論哪一邊，只要超出這塊聖地，都會有暗中埋伏的異端分子和魔鬼，襲擊不幸在外的遊蕩者並把他們吃掉。但神學的憎恨程度取決於好戰的精神而非論爭的實質，異端分子貶低聖子神格時所受到的待遇，比否定聖子神格時更為嚴苛。阿里烏斯派瀆神的瘋狂行為，使得阿塔納修斯將一生的時光奉獻在無法講和的鬥爭中。
[368]

 但是他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一直為安錫拉(Ancyra)的馬塞盧斯(Marcellus)所宣揚的撒伯裡烏教義辯護。等到他被迫從會眾中退出以後，在提起這位可敬友人的微小過錯時，總帶著一絲曖昧的微笑。


 五、阿里烏斯派主張的教義和擁戴的信條

在一個連阿里烏斯派也不得不順從的全國大會的權威壓迫下，將具有神秘特性的「本體同一」這個詞刻在正統基督教派的旗幟上，這一行為儘管引起私下的口角和暗地裡的爭鬥，但在維護和堅持信仰的一致或至少是口頭的一致上，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同體論人士獲得成功，可以正大光明地被稱為正統基督教教徒，對自己的具有簡潔和穩定的信條而深深引以為榮，對於敵對教派那種變幻無常的論點，以及在信仰原則上毫無定見的表現，百般加以羞辱。阿里烏斯派主要人物誠實或狡詐的習性、對法律或人民的懼怕、對基督的尊敬、對阿塔納修斯的憎恨，凡能影響和擾亂一個神學教派的協議的一切來自人間或天上的緣由，全部在這些分裂主義者之間注入了一種混亂和變異的精神，以至於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建立了18種不同的宗教模式，這種報復性的行為使正統教會的尊嚴受到褻瀆。信仰狂熱的奚拉裡
[369]

 基於自身處境的困難，傾向於減輕而不是誇大東部教士的錯誤，宣稱在他流放的10個亞洲行省極為廣闊的地區內，幾乎找不到一位高級教士對上帝有正確的認識。他所感受到的壓迫以及親眼所見而又身受其害的混亂局面，在很短期間裡平息了他靈魂深處的憤怒情緒。從下面抄錄的幾句話中，可以看出這位普瓦提埃的主教極其不慎，竟然模仿起一位基督教哲學家的風格。奚拉裡說道：

有種狀況既可悲而又危險，那就是世間有多少種觀點就有多少種教義，有多少種思想傾向就有多少種宗教學說，有多少種謬誤就有多少種瀆神的理由。因為大家全都任性地制定信條，隨意對信條進行解釋。在接連舉行的宗教會議上，「本體同一」在這次的議程裡受到否定，下次討論又被接受，再開會竟然經過解釋以後遭到排斥。在那段令人痛心的日子裡，聖父聖子部分類似或全部相同的問題，變成了爭論的主題。每年甚至每個月都在制定新的信條，用來描述無法目視而又難以理解的奧秘。我們為我們所做的事懺悔，再為那些懺悔的人辯護，最後詛咒那些我們為之辯護的人。無論是我們之中有人運用別人的學說，或是別人之中有人使用我們的論點，我們全部加以譴責。於是，不惜相互把對方撕成碎片，最後，彼此成為毀滅對方的根源。

沒有人願意我在此浪費時間談論神學問題，特別是連聽到名字都感厭惡的阿里烏斯十八種信條。然而，舉出其中最獨特的一種當作範例，像是討論一種植物所具有的外形特徵，探索栽培種植的過程，倒是會令人感到興趣盎然；如果單調地描述無花之葉和無果之枝，就是勤奮的學生也會失去耐心和好奇。我們應該關注到從有關阿里烏斯的論戰中逐漸顯現出來的一個問題，因為由它產生了三個教派，並且使得彼此之間有所區別，僅在共同反對尼西亞會議的「本體同一」時，這三教派又聯合起來。

其一，要是問到聖子是否與聖父相像，那些異端分子都會堅決做出否定的回答。他們追隨阿里烏斯的理論，或者緊跟哲學的觀念，確認造物主和他最神聖的創造物之間存在無限差距。埃提烏斯支持這一明顯的結論，因而反對他的宗教狂熱人士給他加上無神論者的稱號。他那衝勁十足、永不停息的性格，幾乎試過人世所有的職業，先後做過奴隸、農夫、串街的補鍋匠、醫生、小學校長、神學家，最後更成為一個新興教會的使徒。全靠他的門徒優諾米烏斯的能力，這個教會才能興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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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提烏斯的思想縝密，腦袋裡裝滿《聖經》中的詞句，加上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吹毛求疵的三段論法，博得「戰無不勝」縱橫家的稱號，沒有人在任何問題上能駁倒他或使他保持緘默。這種辯才贏得阿里烏斯派主教的友情，但是後來由於他凡事據理力爭，失去公眾對他的支持，冒犯虔誠的追隨者，使得阿里烏斯派轉而攻擊這位危險的盟友，甚至迫害他。

其二，造物主的萬能對聖父聖子相像的問題，提出了一個說得通而又冠冕堂皇的解釋。至高無上的上帝傳輸無限完美、創造只與他自己相像的生靈。
[371]

 這些阿里烏斯派人士受到既有地位又有能力的領導人強有力的支持，早已控制歐西比烏斯的宗教事務，佔據東部的主要寶座。他們對埃提烏斯缺乏虔誠之心表示厭惡，公開宣稱，根據《聖經》毫無保留相信聖子與其他一切創造物都不相同，僅與聖父相像。但是他們不承認他和聖父屬於相同或相似的物質，因而有時大膽為自己不同的意見提出辯解，有時又拒絕使用「本質」這個詞說明神的屬性，其實這個詞用起來很恰當而又明確。

其三，肯定本體相類學說的教派，在亞細亞各行省的人數最多。因此當兩派的領導人在塞琉西亞舉行會議時
[372]

 ，他們的意見可能佔優勢，因為他們有105位主教，對方只有43位。被選用來表達這種神秘相似性的希臘單詞，和正統教會所支持使用的符號如此相近，以致歷代世俗之士都對Homoousion(「本體同一」)和Homoiousion(本體相類)這兩個只有一個音節之差的詞之間引起的劇烈爭論大加嘲笑。發音和符號都彼此十分相近的兩個單詞，正巧代表最為相反的兩種含意，這種情況倒是挺多見。但如果我們確有可能，在那被不恰當地稱作半阿里烏斯派和正統基督教派兩種學說之間，找到確有意義的差異，那麼這種說法本身就會顯得十分可笑。普瓦提埃主教促進各派的聯合是非常明智的行為，他在弗裡吉亞流放期間力圖證明，通過一種虔誠的、一心向主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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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iousion就可以等於聖父聖子同體的含義。但是他承認這個詞確有陰暗而令人可疑的一面，彷彿陰暗原是和神學的爭論密不可分的。已到達教會門口的半阿里烏斯派，卻帶著難以釋懷的憤怒對正統教會進行攻擊。

埃及和亞細亞的行省曾經培育了希臘人的語言和處世態度，現在卻深受阿里烏斯派論爭的毒害。東部的教士和人民習於研討柏拉圖思想體系，喜歡運用冗長而多變的語言，進行虛浮而誇耀的辯駁，發表意見時滔滔不絕，而且喜歡咬文嚼字。激烈爭論使他們忘形，把哲學的審慎和宗教的順從拋諸腦後。西部居民沒有探究到底的精神，看不見的東西不會激起他們的熱情，他們的習性也不願與人辯論。高盧的教會安於無知的狀況，奚拉裡在第一次宗教大會召開三十多年之後，還對尼西亞大公會議的信條感到極為陌生。拉丁人通過晦澀難懂和有失精準的翻譯，獲得神明知識的吉光片羽。他們的土語貧乏而呆板，不可能對希臘的專門詞彙和柏拉圖的哲學用語提出相應的同義語，尤其是這些用語已被福音和教會神聖化，用以表達基督教的信念。而且只要一個詞使用失當，便有可能在拉丁神學中引起一系列的錯誤或混亂。
[374]

 但是，西部各教區的主教十分幸運，由於他們從正統的教會的來源取得了他們的宗教知識，因而能夠保存原來恭順接受的教義；當阿里烏斯派的瘟疫接近邊界時，他們又及時得到羅馬教皇像慈父一樣的關懷，提供「本體同一」當作最有效的預防劑。

他們的思想感情在令人難忘的裡米尼宗教會議(360 A.D.)上完全表達出來。參加這個會議有來自意大利、阿非利加、高盧、不列顛和伊利裡亞的400名主教，人數甚至超過了尼西亞大公會議。從第一次辯論開始，似乎只有80多名高級教士裝著詛咒阿里烏斯的名字和亡靈，實際卻堅持這一派的觀點。人數的劣勢運用技巧、經驗和紀律的優勢得到了補償。這個少數派由伊利裡亞的兩位主教瓦倫斯和烏爾薩西烏斯指揮，他們一直在法庭和議會的陰謀和鬥爭中生活，過去參與東部宗教戰爭時，在歐西比烏斯的旗幟下受過訓練。他們通過辯論和談判，使得正直而單純的拉丁主教感到難堪和困惑，最後更玩弄欺騙的伎倆，終於靠著詐術和糾纏而非公開的暴力威脅，從這些主教手中奪走保護宗教信仰的權力。裡米尼會議一些成員非常草率地接受了一項信條，這項信條中被塞進一個帶著異端邪說意味的單詞，以代替「本體同一」的本意。按照傑羅姆的說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整個世界忽然完全成了阿里烏斯的天下，大家為此驚奇不已。但是拉丁各行省的主教剛回到各自的教區，便立即發現自己犯了大錯，開始痛恨自己何其軟弱。這樣一個極不榮譽的妥協方案，最後還是因大家的厭惡而被憤怒拋棄。「本體同一」論的旗幟雖曾被動搖，但是一直未曾倒下，此後在西部的基督教會中更加牢固地樹立起來。


 六、君士坦丁對宗教爭論所持的態度和看法(324—337 A.D.)

君士坦丁及其子統治期間，神學爭端使基督教教會的和平受到干擾，上文已簡略說明爭端產生和發展的經過及變革。但皇帝總試圖將宗教信仰甚至臣民的生命和財產置於自己的專制控制下，他做出的決定對宗教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神王的特權也得由人君的內閣來制定、變更或修正。

蔓延到東部各行省的宗教爭端，造成的不良風氣妨礙了君士坦丁的常勝局面。皇帝有一段時間抱著冷靜的從容態度，旁觀雙方的爭執。他給各不相讓的亞歷山大和阿里烏斯雙方寫了一封語氣溫和的書信(324 A.D.)。這完全可歸之於軍人政治家的天真意識，並非任何一位宗教顧問的出謀劃策。他認為整個爭端的起因是主教很愚蠢地提出一個非常難以理解而又微妙到無關緊要的法律問題，而那些長老又自不量力地草率做出解釋。他為此事感到歎息，共有同一個上帝、宗教和禮拜儀式的基督徒，沒理由為一點意見的不同看法而分裂。他用非常嚴肅的態度勸導亞歷山大裡亞的教士，要傚法希臘哲學家的精神，爭論絕不喪失理性，就是各持己見也不致損害彼此友情。若民眾的情緒不是那麼猛烈急躁，君士坦丁處於宗教鬥爭的狂熱之中，能保持平靜和清醒的心靈，那麼君主的冷漠和厭惡，可能就是將爭吵壓制下去最有效的辦法。

但負責教會事務的大臣極力要行政官員保持公正，反而激起了長老的宗教熱情。君士坦丁為自己的雕像受到侮辱而怒火沖天，對日益擴大的暴亂行為，無論規模大小或真假，都感到驚愕。從他把300名主教召到皇宮集會起，就等於是已喪失和平解決的希望(325 A.D.)。君主的在場使辯論變得更為重要，注意聆聽只會使爭論更複雜。君王面對問題表現得很有耐性，這更加激發了爭論各方的勇氣。儘管君士坦丁的口才和智慧被普遍讚揚，但一位羅馬將領自己的宗教信仰尚屬可疑，對這方面的問題也未經過研究，更談不上心得和成果。用希臘語討論形而上學問題或宗教信仰問題，他恐怕不具有此資格。但主持過尼西亞大公會議的奧修斯是皇帝的親信，他盡力使皇帝傾向正統教派。他只要適時地暗示，不久前擁護尼科米底亞暴君的歐西比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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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卻在包庇異端分子，可能會使皇帝馬上對反對派怒不可遏。尼西亞信條已得到君士坦丁批准，他明確地宣稱，凡是反對這次宗教大會神聖決定的人，都會受到放逐處分，立即消除反對派微弱的怨言。原來持反對意見的主教，轉瞬間從17人減到2人。愷撒裡亞的歐西比烏斯對「本體同一」的論點，用含糊的語氣勉強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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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科米底亞的歐西比烏斯抱著遲疑的態度，只不過使遭受貶斥和流放的時間推遲約三個月。褻瀆神聖的阿里烏斯被放逐到伊利裡亞最遙遠的行省，他本人和門徒全按照法律被扣上波菲利派的惡名，著作被明令焚燬，凡是私自收藏的人員，一經發現定處以極刑。至此，皇帝受到宗派紛爭的精神感染，他的詔書表示出惱怒和譏諷的語氣，目的是要在臣民的心中激起對基督教敵人的痛恨。

皇帝的行為看來像是一時衝動，他的決定並無任何指導原則。尼西亞大公會議過後不到三年，他又開始對被打壓的教派表示同情，甚至於表現出包庇的樣子，主要是那個教派在暗中受到他喜愛的妹妹的保護。撤銷放逐令以後，歐西比烏斯重新獲得君士坦丁的賞識，官復原職，仍舊登上原來被屈辱趕下台的主教寶座。阿里烏斯像個在宮廷中遭受迫害的清白無辜的人，獲得應有的尊敬，他的宗教信念得到耶路撒冷宗教會議的承認。皇帝急著要規正處理不公的過失，竟發佈了一道旨意非常清楚的命令，要把他隆重迎回君士坦丁堡的正統基督教會。然而就在確定了阿里烏斯勝利歸來的日子後，他卻離開人世。人們不免想到這一離奇而可怕的暴斃，是正統派的聖徒使得他們的教會能夠擺脫勢力強大敵人的控制，而且聖徒在這方面的貢獻，已經超過信徒禱告所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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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三位主要領導人：亞歷山大裡亞的阿塔納修斯、安條克的優斯塔修斯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保羅，都因各種不同的指控經幾次會議的判決而被免職。後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在臨終前不久，由阿里烏斯派主教護持，在尼科米底亞接受洗禮，因此被放逐到遙遠的行省。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府，無法規避輕率或軟弱的指責。但是，這位輕易聽信於人的君主，並不熟悉宗教戰爭方面的策略，可能只是聽到持異端邪說的派別講得頭頭是道，被他們謙恭的言辭和懺悔的行為所欺騙，事實上他對這些人的思想從來沒有真正理解。而且在他盡力保護阿里烏斯，迫害阿塔納修斯時，仍然認為尼西亞大公會議是基督教信仰的城堡和君士坦丁王朝的殊榮。


 七、君士坦提烏斯偏袒阿里烏斯派的行為(337—361 A.D.)

君士坦丁的幾位兒子從小就加入新入教者的行列，但是他們都傚法父皇的做法，推遲舉行洗禮的時間。他們同樣公然要對並未正式參與其事的神秘活動做出自己的評判。有關三位一體爭端的勝負，完全要視君士坦提烏斯的心情而定，他原來承襲東部各行省，後來擁有整個帝國。阿里烏斯派的長老或是主教，為了利益隱瞞已故皇帝的遺囑，由於君王對國事的意見都聽寵信家奴的掇弄，因而更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機會，大家可以一起結成同黨。太監和奴隸在皇宮裡散佈有毒的觀念，這種危險的傳染病由侍從傳給警衛，由皇后傳給不會生疑的皇帝。君士坦提烏斯經常對歐西比烏斯教派表現偏愛的態度，在領導人的巧妙安排下，無形中加強這種印象。他對僭主馬格嫩提烏斯取得勝利，更傾向於使用武力推展阿里烏斯派的宗教事務。

當兩軍在墨薩平原進行交戰時，敵對雙方的命運全取決於戰場的機遇，君士坦丁之子停留在城裡，進入一座殉教者的教堂，度過那段焦慮不安的時刻。教區的阿里烏斯派主教瓦倫斯成為他精神上的撫慰者，採取非常謹慎的巧妙措施，不僅可以保證得到他的歡心，也讓他能安全逃離危險。他秘密派遣行動敏捷而又可靠的信使，不斷向皇帝報告戰場上的變化。當朝臣們全都圍繞著恐懼萬狀而又全身發抖的主子時，瓦倫斯卻肯定地告訴他高盧軍團已經敗退，並且仍不失機智地暗示說，事態發生變化的消息屬實，的確值得慶賀，是天使透露給他消息後才向皇帝報告。感恩的皇帝於是把勝利歸功於墨薩主教的德行和參與，認為他對神的忠誠理應獲得上天奇跡般的賜福。阿里烏斯派把君士坦提烏斯的勝利視為本派的勝利，認為君士坦提烏斯獲得更勝於其父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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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的主教西裡爾立即編出天空出現十字架的細節，並繪聲繪色地說十字架的四周有一圈彩虹圍繞。而且，他說在聖靈降臨節那天，十字架的形象出現在橄欖山的上空，大約維持了三個小時，使得虔誠的朝聖者和聖城的人民都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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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的一顆流星被愈傳愈大，阿里烏斯派的歷史學家們甚至斷言，在潘諾尼亞平原上交戰的雙方都清楚地看到，並說有意把自己裝扮成偶像崇拜者的暴君，在正統基督教的吉祥象徵出現之前逃走。

有個局外人用公正的態度看待帝國內戰或宗教紛爭的發展情況，引起大家的注意。阿米阿努斯曾在君士坦提烏斯的軍隊中服役，研究過皇帝的為人處世，他的作品中一小段文字，也許會比若干頁神學的謾罵文章更有價值得多。這位謙恭的歷史學家說道：

基督教本身純真而又簡單，但是卻與愚蠢的迷信混為一談。基督教非但不運用自己的權威使各方和解，反而整日在口頭上爭辯，被無聊的好奇心挑起的分歧意識，變得日益擴大，四處傳播。道路上有大群的主教，從四面八方趕著參加他們所謂的宗教會議。在他們盡力使整個教派統一於特殊觀點時，驛站的設施幾乎被如此匆忙和頻繁的奔走耗用得一乾二淨。

要是對君士坦提烏斯統治時期宗教活動的情況有更深入的瞭解，那就能對這段奇特的文字做出合理評論，說明阿塔納修斯的擔心很有道理：那些不知疲倦的教士，在帝國各地奔走尋求真正的宗教信仰，在不信神明的世界引起輕蔑和恥笑。皇帝自從擺脫內戰的恐懼以後，每當留在阿爾勒、米蘭、西米烏姆和君士坦丁堡的冬營，就把閒暇時間用在讓自己開心的辯論上，當然有時也會使整個過程變得艱苦不堪。為迫使這位神學家在理論上就範，無論是行政官員還是暴君，不惜使用刀劍的威脅手段。皇帝反對尼西亞大公會議決定的正統教會信條，明白顯示他的無能無知和專橫暴虐的程度相較，可以說是不相上下。宦官、婦女和主教左右皇帝虛榮而軟弱的心靈，使得他對「本體同一」論無比反感，但是怯懦的良心又對埃提烏斯褻瀆神靈的做法感到驚愕。可憐的加盧斯似乎對這位無神論者表示關懷，這更加重了他的罪行。甚至幾位大臣在安條克遭到屠殺，也被說成是這位詭辯家的建議。

君士坦提烏斯的思想不可理喻，也不會因信仰而堅定不移，他對左右兩個極端產生恐懼，被迫盲目向黑暗而空洞的深淵靠近。他時而接受或又譴責阿里烏斯和半阿里烏斯派的觀點，時而放逐或又召回他們的領導人。在辦理公務和召開宴會的季節，他利用整天時間甚至通宵不眠，對含義不明的信條逐字斟酌，甚至推敲每個音節。他甚至常常會在睡夢中思考這些問題，佔據了他的休息時間。皇帝支離破碎的夢境都被他說是上天顯靈，他還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那些為滿足他一時的熱情衝動而不顧教會利益的教士授予他的「主教之主教」的榮譽稱號。他忙著在高盧、意大利、伊利裡亞和亞細亞召開多次宗教會議，計劃要建立統一教派，但因為構想和作為的輕率、阿里烏斯派的分裂以及正統基督教會的反對，遭受到接二連三的挫折。他下定決心拿出最後手段，召開全國宗教會議，強制推行欽定信條。但尼科米底亞為地震所摧毀，難以找到合適會址，以及政治方面無法公開之原因，使這次集會有所改變。東部的主教指定在伊索裡亞的塞琉西亞集會，西部的主教則在亞得裡亞海海濱的裡米尼聚商。前來開會的人，不是各行省選出的兩三名代表，而是全教區所有教士。

東部的會議經過四天的激烈爭論，毫無成效，結果不歡而散。西部的會議拖延將近七個月。禁衛軍統領托魯斯奉命，除非這些主教達成一致意見，否則不准散會。皇帝授權他可將15名最倔強的主教處以流刑，應允他若有能力完成艱巨任務，就授予他執政官的權力，使他易於按令行事。經托魯斯的懇求和威脅、君王的無上權威、瓦倫斯和烏爾薩西烏斯的詭辯、飢寒交迫之苦以及悲慘和絕望的流放，裡米尼會議的主教只得全部勉強同意。東部和西部的代表團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謁見皇帝，君士坦提烏斯極為得意，終於強迫所有人接受聖子只是和聖父「相像」而絕非「同體」的信念。但阿里烏斯教派在未獲勝前，便把拒不從命的正統派教士全部撤換。君士坦提烏斯對偉大的阿塔納修斯一直進行背棄正義而又無用的迫害，為其統治帶來很大的恥辱。


 八、阿塔納修斯的宗教熱忱和行事作風(326—373 A.D.)

無論是在實際還是在想像的生活中，很少有機會看到這樣一個人，全心全意堅持要達成單一目標，排除許多障礙，僅憑個人心靈力量竟能產生這樣大的效果。阿塔納修斯
[380]

 的不朽聲名，將永遠和正統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學說聯結在一起，他為維護神聖的學說，奉獻畢生精力和時間。他生長在亞歷山大裡亞一個普通家庭，從小接受良好教育，早期的阿里烏斯派異端邪說剛剛萌芽，他就對其表示出激烈反對。他在一位年老的高級教士手下任秘書職務時，便發揮重要作用。許多參加尼西亞大公會議的神父，都以驚奇和敬佩的眼光看待名望日益高昇的年輕執事。在公眾遇到危難時，光是靠資格老和地位高沒辦法解決問題，執事阿塔納修斯從尼西亞回來後，不到5個月便登上埃及大主教的寶座。他任此要職達46年之久，漫長的任期一直不停和阿里烏斯派的勢力進行鬥爭。阿塔納修斯曾五次被趕下台，前後有20年的時間是在流放地點或逃亡生活中度過。羅馬帝國所有的行省，全都曾目睹他推行聖父聖子同體論的功績以及他為此遭受的痛苦。他把這項工作視為唯一的樂趣和職務，視為他的責任以及整個生命的榮譽。亞歷山大裡亞的主教處於迫害的風暴之中，保持沉默，努力工作，盡量護衛自己的名節，置個人安危生死於度外。儘管阿塔納修斯的思想受到宗教狂熱的影響，但是他表現出的優越品格和才能，能夠治理一個巨大的王國，遠比君士坦丁那墮落的兒子更為勝任。他的學識遠不及愷撒裡亞的歐西比烏斯那樣淵博，直率的談吐也比不上巴西爾和格列高利文雅的演說。但是無論處於何種情況之下，埃及大主教需要為自己的觀點或行為提出辯解時，他那種不事修飾的風格，不管用口述還是筆錄，總是那麼清晰、雄辯和極具說服力。在正統教會學派之中，他永遠被尊為基督教神學最嚴謹的大師，同時被認為精通兩門與主教身份不相稱的世俗學問，那就是法理學和占卜學。他對未來的事物有時會幸而料中，不講迷信的通達之士會認為這是他憑經驗做出的判斷，但是他的朋友肯定其來自上天的啟示，敵人卻說他精通萬惡的巫術。

然而，阿塔納修斯在一生之中不斷接觸從僧侶到皇帝等不同類型的人物，要與他們的宗教偏見和狂熱情緒交手應戰，因此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學問還是對人性的研究。他對不斷變化的現象，始終能保持清醒的態度和前後連貫的看法；對於轉瞬即逝具有決定意義的情節，一般人來不及注意，而他絕不會放過。這位亞歷山大裡亞的主教能夠清楚分辨當前的情勢，明白什麼時候可以大膽按命令行事，什麼時候必須進行巧妙而細心的安排。他知道能和權勢人物抗爭多長的時間，時機不對必須設法逃開免遭迫害。當他把教會的打擊指向異端邪說和叛亂活動時，他要使自己處於主導地位，同時具有領導人的穩健作風，保持靈活機警和寬大為懷的態度。阿塔納修斯的當選，免不了被人指責為不合常規和過於魯莽，
[381]

 但是他處處得體的行為舉止，很快贏得教士和信徒的好感。亞歷山大裡亞市民都迫不及待拿起武器，保衛這樣一位能言善辯而又思想開明的本堂神父。在他遭受不幸時，總能從教區的教士對他衷心的擁護中得到支持和安慰，而且埃及100名主教始終用無比的熱情，盡忠於阿塔納修斯的教會事務。他的衣著和配備都很簡陋，以無礙於工作和主教的顏面為標準，然後他就前往從尼羅河河口到埃塞俄比亞邊境的所管轄的各行省進行訪問。他與最下層的人民交談非常親切，用謙恭的態度向沙漠地區的聖徒和隱士致敬。
[382]

 阿塔納修斯不僅在宗教大會上顯露超人的智慧，參與者的人品學識與他不相上下；即使在許多親王聚會的宮廷裡，他也表現出從容不迫和堅定自信的舉止，令人肅然起敬。在他幾經波折的生活中，不論處於順境還是逆境，他從不曾失去朋友的信任和敵人的敬佩。


 九、阿塔納修斯多次遭到放逐及赦回(326—373 A.D.)

君士坦丁皇帝多次表示要恢復阿里烏斯在正統基督教會的地位，埃及大主教在年輕時就對這個主張堅決持反對立場。
[383]

 皇帝尊重阿塔納修斯堅決的態度，可能也原諒了他的言行。阿里烏斯派把他視為實力最強大的敵人，不得不暫時掩飾心中的仇恨，暗中準備對他發起遠距離的間接攻勢。他們到處散佈流言蜚語，把這位大主教說成驕縱任性和專橫跋扈的暴君，公然指控他與梅勒提烏斯
[384]

 那批搞分裂的追隨者，一起破壞尼西亞大公會議核定的協議。阿塔納修斯公開表示，他反對接受屈辱的和平，而皇帝竟聽信讒言，相信阿塔納修斯曾濫用宗教和行政職權，對那些可惡的分裂分子進行迫害；說他曾經在馬裡奧提教堂裡，打碎一個聖餐杯，犯下褻瀆神聖的罪行；說他曾經殘酷鞭打或關押了梅勒提烏斯那一派的六個主教；說該派的第七位主教阿爾塞尼烏斯被埃及大主教所謀殺，或至少被砍去手腳。
[385]



君士坦丁把這些有損阿塔納修斯榮譽和生命的控告，通知他的兄弟達爾馬提亞，也就是鎮守在安條克的監察官。於是在愷撒裡亞和提爾相繼召開兩次宗教會議，東部的主教都得到指示，要他們在前往耶路撒冷參加新建的基督復活教堂慶典儀式前，先對阿塔納修斯的案子做出判決。這位大主教可能深信自己清白無辜，但是他感覺到，提出控告的仇恨情緒同樣也會左右審判的進程，進而做出不公正的判決。於是他表現得非常機警，拒絕出席敵人為他安排的法庭，對愷撒裡亞宗教會議的開會通知不予理會，而且運用計謀拖延了很長一段時間。終於皇帝說出重話，如果他再拒不出席提爾會議，
[386]

 就用違抗聖旨的罪名加重處分，他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順從皇帝專橫的命令。當阿塔納修斯作為50名埃及主教的領隊，從亞歷山大裡亞港開始航行之前，他採取明智的做法，和梅勒提烏斯派結成同盟。受到誣告說被他殺害的阿爾塞尼烏斯其實是他的好友，隱匿在隨行人員之中。

提爾會議由愷撒裡亞的歐西比烏斯主持，就他的學識和經驗來看，可以說是熱情有餘而機智不足。人數眾多的阿里烏斯派，喋喋不休地叫嚷對殺人犯和暴君的咒罵。阿塔納修斯裝出不敢爭辯的樣子，使他們更加得意忘形地大聲囂鬧，這時阿塔納修斯平心靜氣等待決定性的時機，好把安然無恙活著的阿爾塞尼烏斯請到大會中來。還有一些指控因為性質關係，使他無法做出如此明確的令人滿意的回答，但是這位大主教卻也有辦法證明，說他打碎聖餐杯的那個村子，從來既沒有教堂，也沒有什麼聖壇，更沒有什麼聖餐杯。但是，已經秘密決定要給敵人定罪的阿里烏斯派，試圖借助司法形式來掩蓋違法的行徑。大會指派一個由六位代表組成的教士委員會當場搜集證據，但是這種做法遭到埃及主教的強烈反對，因而又引起一陣打鬥爭吵和公然作偽證的行動。在來自亞歷山大裡亞的代表離去以後，會議依靠多數派的投票，做出對埃及大主教降職和流放的判決(330 A.D.)。這份用最惡毒的語氣寫成的充滿怨恨和報復心理的決議，隨即被呈送給皇帝和正統基督教會。而在這個時候，那些主教馬上恢復溫和及虔誠的儀態，彷彿他們都是前往耶穌墓地的朝聖者。

阿塔納修斯並沒有因為順從或默認了教會審判官的不公正審判而就此罷休。他決心要冒險一試，看看皇帝是否能聽到真理的聲音，因而在提爾最後判決尚未公佈之前，無所畏懼的大主教匆匆登上即將揚帆開往京城的船隻。如果他正式提出覲見皇帝的要求，可能會遭到拒絕或者藉故推辭，因而阿塔納修斯根本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到來。他耐心等待君士坦丁從附近一處別墅返回皇宮，看到皇帝騎馬在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街道上走過，他便立即勇敢地站出來擋住面帶怒容的君王。如此奇特的出現方式使皇帝感到驚奇和氣憤，命令衛兵把強行求見的人趕走，但他同時也不由自主地對眼前之人產生了相當的敬意，暫時緩和了惱怒的情緒。主教喚醒君王的良心，請求他主持公道，傲慢的皇帝被主教的勇敢和口才所折服。
[387]

 君士坦丁懷著公正和關注的心情，聆聽著阿塔納修斯的陳述，馬上下令讓參加提爾會議的人員前來說明定讞的理由。要不是歐西比烏斯派人士想盡辦法，又為大主教編造一個不可原諒的罪行，說亞歷山大裡亞的糧船向新都城運送居民賴以為生的穀物時，被阿塔納修斯運用陰謀詭計加以攔截和扣押，否則阿里烏斯派惡意的審判可能會被揭穿。
[388]

 皇帝認為送走一個深獲民心的領袖可以確保埃及的平靜，倒是對此感到滿意，但他拒絕任命新的大主教來接替空出來的職位。皇帝猶豫不決地考量了很長一段時間，最後對他的判決是有所戒備的隔離(336 A.D.)，而不是帶來羞辱的流刑。阿塔納修斯被送到高盧邊遠行省，但在特裡夫的宮廷裡受到慇勤的接待，他在那裡度過了28個月的時光。皇帝的過世改變了整個政局，年輕君王的統治較為鬆散，小君士坦丁發佈措辭非常謙虛的詔書，讓阿塔納修斯回到故鄉，恢復原職(338 A.D.)，皇帝的禮遇充分肯定可敬客卿的無辜和才華。
[389]



年輕皇帝的逝世使阿塔納修斯遭受第二次迫害(341 A.D.)，意志薄弱的東部君王君士坦提烏斯很快成為歐西比烏斯派的秘密同謀。這一派的90名主教借口為大教堂舉行慶典在安條克集會，制定二十五條語意含混的信條，稍稍帶有半阿里烏斯派的色彩，至今仍對希臘的正統派教徒起約束作用。會議做出一項外表看起來很公正的裁示，任何一位被宗教會議免職的主教，在未經過同等級另一次宗教會議判定無罪之前，均不得重新行使教會職權。這條教規立即被用在阿塔納修斯身上，安條克會議宣佈了這項決定，或者說是對他的免職已獲得批准。一個名叫格列高利的外鄉人接替他的位置，埃及行政長官費拉格利烏斯
[390]

 受命，運用行省的民政和軍事力量支持這位新主教。

迫於亞細亞高級教職人員的陰謀陷害，阿塔納修斯離開亞歷山大裡亞，在梵蒂岡聖潔的門檻外度過三年
[391]

 放逐和訴願的生活。他刻意苦讀鑽研拉丁語文，很快就能用拉丁文與西部的教士談判有關問題。他講出合乎身份的外交辭令，使高傲的尤里烏斯改變態度，完全聽從他的意見。羅馬主教終於接受他的上訴，將這起案件看成屬於教廷管轄範圍內的特殊案件，並在一個有50名意大利主教參加的會議上，一致肯定了他的清白和無辜。等到第三年末了，君士坦提烏斯皇帝雖然荒淫無道，仍舊關心正統基督教會的信仰問題，在米蘭的皇宮召見了這位大主教。金錢的力量推動真理和正義的事業，
[392]

 君士坦斯的大臣向皇帝建議，召開一次基督教教士大會，用來取代正統基督教會代表會。來自西部的94名主教和來自東部的78位主教在撒爾底迦集會，這個地方位於兩個帝國的交界處，但是在阿塔納修斯保護人的管轄範圍之內。他們之間的辯論很快就變成充滿敵意的爭吵，亞細亞的教士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全部退到色雷斯的菲利普波利斯。於是在這兩個敵對的會議上，彼此把對方看作仇人進行毫不留情的攻擊，譴責對手是上帝之敵。兩個會議決定的信條，都得到各自所在行省的批准和發行。於是，在西部被奉為可敬聖徒的阿塔納修斯，在東部則被斥為可惡的罪犯。
[393]

 撒爾底迦會議第一次透露出希臘和拉丁教會之間的不和與分裂，由於在信仰上發生偶然的差異，以及在語言上無法克服的隔閡，最後終於分離。

阿塔納修斯第二次在西部流放期間，經常在卡普阿、洛迪、維羅納、帕多瓦、阿奎萊亞和特裡夫等地獲得皇帝召見。一般都由當地教區主教幫助安排召見事宜，御前大臣總站在神聖覲見廳的幔帳或窗子前，這樣一來，大主教抱著始終如一的謙恭態度，莊重地提出申訴，這些受到尊敬的證人便可加以證實。
[394]

 當然，他就是出於謹慎的考量，也會使用溫和而尊敬的語氣，這才符合一個臣民和主教的身份。但在與西部君王友善的會見中，阿塔納修斯也可能對君士坦提烏斯的錯誤表示失望，肯定大膽指控他的宦官和阿里烏斯派大主教的罪行，為正統基督教會所遭受的不幸和危險表示痛心，鼓勵君士坦斯在宗教熱情和榮譽方面能追隨他的父皇。這位皇帝宣稱，他決定將歐洲的武力和財力用於推展正統基督教會的事業，並說他要寫一封信給他的哥哥君士坦提烏斯，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告訴他如果不同意立即恢復阿塔納修斯的職務，就會親自率領軍隊和艦隊去亞歷山大裡亞，把阿塔納修斯請上主教寶座。
[395]



這場可怕的宗教戰爭，由於君士坦提烏斯及時讓步而得以避免，東部皇帝只得降貴屈尊向他曾傷害過的臣民請求和好。阿塔納修斯保持著傲然的姿態並不回應，直到接連收到三封信，確實保證自己能得到東部君王的保護、善意和尊敬。君士坦提烏斯在信中請阿塔納修斯回去繼續擔任大主教職務(349 A.D.)，甚至不惜自貶身份預先提出，可以要求幾位主要大臣為他的真誠做證，這種真誠還表現在更為公開的行動：他向埃及發出嚴格的命令，召回阿塔納修斯的追隨者，恢復他們的權利，宣告他們無罪，從一切文書卷案中，銷毀歐西比烏斯派得勢時期所留不合法的審判記錄。無論基於正義和顏面，在提出的要求全都得到許諾和保證以後，阿塔納修斯大主教輕鬆穿過色雷斯、亞細亞和敘利亞的幾個行省緩慢前進。一路上東部的主教對他非常恭敬，卻只會激起他的厭惡，這種虛偽的表面功夫無法蒙騙他看穿世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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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安條克晉見君士坦提烏斯，用謙恭而堅定的態度接受君主的擁抱和辯解。皇帝要求在亞歷山大裡亞為阿里烏斯派保留一個教會，他提出了一個條件來駁回這個要求，那就是除非在帝國其他的城市，對他那一派也能如此寬容。他的回答如同出於獨立自主的親王之口，只是顯得比較溫和與公正而已。這位大主教進入首府的情景完全像一次凱旋式，久別重逢和遭到迫害使得亞歷山大裡亞的居民對他備感親切。他原來就能嚴格執行的權威，現在更加牢固地樹立起來，他的名聲從埃塞俄比亞到不列顛傳遍整個基督教世界。


 十、君士坦提烏斯對阿塔納修斯的迫害行動(353—355 A.D.)

迫使君王不得不公然撒謊掩飾的臣民，永遠不可能得到他真誠和徹底的諒解。君士坦斯的不幸命運，馬上使阿塔納修斯失去實力強大和慷慨真誠的保護者。在弒君者(指馬格嫩提烏斯)和君士坦斯唯一倖存的兄弟(指君士坦提烏斯)之間進行的內戰，使整個帝國有三年多的時間陷入災難之中，卻給正統基督教會帶來一段喘息時間。交戰的雙方現在都急於想得到這位主教的好感，因為他個人的威望，可能會對尚未做出最後決定的重要行省而後的傾向產生重大的影響。阿塔納修斯曾見過馬格嫩提烏斯派來的使臣，因而後來他被指控曾與僭主秘密通信。
[397]

 君士坦提烏斯皇帝多次向最親愛的教父阿塔納修斯表示，不管他們共同的敵人曾散佈多麼惡毒的謠言，他確實已經繼承死去弟兄的信仰和皇位。感激和仁德之心都會使這位埃及大主教不能不為君士坦斯的不幸感到悲傷，對馬格嫩提烏斯的罪行深惡痛絕。但是，阿塔納修斯非常清楚，君士坦提烏斯心存顧慮是他唯一的安全保證，因而他為正義事業獲勝而祈禱的熱誠還是稍微降低一些為好。少數頑固而濫用君王信任的憤怒的主教，已不再存有惡毒的企圖，非要置阿塔納修斯於死地。但這位君王自己宣佈了一個積壓胸中多年的決心，要為自己曾受到的傷害報仇雪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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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士坦提烏斯取得勝利後在阿爾勒度過的第一個冬天，便全部用來對付比已失敗的高盧僭主更為可惡的敵人。

如果皇帝率性而為，下令處死國內一位表現傑出和品德高尚的公民，公開使用暴力或濫用法律的大臣對這項殘酷的命令，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執行。但是他想控告和懲處那位受人愛戴的主教，下達命令卻不得不十分小心，必然遇到種種困難，因此才會一再向後拖延。這便向全世界表明，教會的特權已經使尊重秩序和自由的意識在羅馬帝國的政府中開始復活。提爾會議宣佈的判決一直未被撤銷，上面有東部絕大多數主教的簽名，既然阿塔納修斯曾一度被同教的弟兄宣判，免去崇高的教職，那麼他後來的一切行動都可以看成不合法，甚至有犯罪的意圖。但是埃及大主教過去曾經受西部教會堅定和強力的支持，基於這樣的事實，君士坦提烏斯在沒有得到拉丁主教的認可之前，不得不延緩執行判決的命令，而且教會內部的談判竟費去兩年的時間。皇帝和臣民之間的訴訟案，先在阿爾勒宗教會議、後來在有300多名主教參加的米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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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進行過嚴肅的爭論。這些主教原本對教派的忠貞也逐漸受到破壞，主要是由於阿里烏斯派的判決理由、宦官運用的各種花招以及一位皇帝的懇切請求。他不惜犧牲自己的榮譽以尋求報復，濫用自己的權勢以影響主教的情緒。賄選這最讓人詬病的違憲行為，毫無疑問已經開始大為流行。榮譽、財物、免除賦稅的許諾都私相授受作為交換宗教選票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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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位亞歷山大裡亞主教的判罪，卻非常巧妙地被說成是能使正統基督教會恢復和平的唯一辦法。

然而，阿塔納修斯的朋友並沒有拋棄他們的領袖和理想。他們依仗神聖地位所能給予的保護，拿出勇往直前的氣概，在公開的辯論和私下與皇帝的商談中，始終堅持維護宗教和法律尊嚴的立場。他們宣稱，不論是接受皇帝給予的恩寵，還是觸怒皇帝所帶來的恐懼，都絕不可能促使他們參加譴責一位不在場教友的活動，何況他全然無辜而且令人敬佩。他們相當有理地宣稱，提爾會議做出違法和過時的判決，早已完全被皇帝的詔書、亞歷山大裡亞主教的復職、到處抗議的敵人保持沉默或改變信仰這些事實所完全推翻。他們再三強調，他的清白無辜得到參加埃及會議的主教一致證實，在羅馬會議和撒爾底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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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得到拉丁教會公正的裁定。他們為阿塔納修斯的艱難處境深表痛心，他在應有的地位、榮譽以及君王的表面信任之中，剛剛安享幾年寧靜的生活，如今卻又再次被傳喚去為毫無根據和誇大其詞的指控辯解。雖然他們立論充分而且態度極為誠懇，但是在這場相持不下的辯論中，帝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主教身上，論戰的兩派都準備犧牲真理和正義，以求達到對自己更為有利的目標，那就是保全或者除去捍衛尼西亞信念無所畏懼的勇士。阿里烏斯派仍然認為，用含糊的語言掩蓋自己的真實思想和意圖是明智的做法。但是獲得人民的愛戴和以全國性宗教大會的信條作為後盾的正統教會，他們的主教在各種場合，特別是在這次米蘭會議上，堅持要敵對派先為自己洗掉散播異端邪說的嫌疑，然後再考慮控訴偉大的阿塔納修斯。

但是，理性的聲音(如果理性確實是在阿塔納修斯這一邊)卻被多數人的喧囂給壓下去，其中多數是在派別鬥爭中受到收買的人。阿爾勒和米蘭會議繼續開下去，直到西部教會和東部教會的法庭都宣判亞歷山大裡亞主教有罪，將他免職以後才宣佈散會。那些曾持反對意見的正統教會主教，現在都要在判決書上簽字，從此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之中，要和阿里烏斯派居心可疑的領袖團結起來。帝國的信使將一份表示同意的文書送給不曾到會的主教。凡不肯放棄自己的觀點，立意與阿爾勒和米蘭會議公開的、受到神靈啟示的英明裁定相抗衡的人，立即會被皇帝下令放逐，因為他們並沒有認真執行正統基督教會會議的決議。

在那些因為堅持信仰而被流放的隊伍中，有許多是身為高級教士的領導人，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有羅馬的利貝裡烏斯、科爾多瓦的奧修斯、特裡夫的保利努斯、米蘭的狄奧尼西烏斯、韋爾切利的歐西比烏斯、卡利亞里的魯西菲以及普瓦提埃的奚拉裡。利貝裡烏斯曾管理過帝國的首都，擔任過顯要職位；奧修斯功績卓著、經驗豐富，一直被認為是君士坦丁的親信而受人尊敬，並且是尼西亞信條的創始人。這些高級教士處於拉丁教會的領導地位，無論是在順從皇權還是在據理力爭方面，都可能成為會眾學習的榜樣。然而，皇帝多次威脅羅馬和科爾多瓦的主教，逼使他們就範的企圖，在一定時間內並沒有奏效。那位西班牙人公開宣佈他已做好準備，要在君士坦提烏斯的統治下忍受苦難；想當年皇帝的外公馬克西米安在位時，老主教已經受過60年的折磨。那位羅馬人在覲見君主時，則堅持阿塔納修斯的清白無辜和他自己的自由權利。等到利貝裡烏斯被放逐到色雷斯的貝裡亞後，就把一大筆作為旅費的錢寄回來，並且出言不遜，侮辱米蘭的朝廷，說皇帝和他的宦官需要這筆錢付給士兵和主教。流放和監禁的艱苦終於磨損了利貝裡烏斯和奧修斯的意志。羅馬主教靠承認有罪的讓步，而獲得釋放返回，後來及時悔過而消除了身負的罪行。科爾多瓦已衰老的主教奧修斯被逼迫簽字，除了說服之外，中間更使用了暴力，他已年近百歲，這時非但精力不濟，何況神志也有些不清醒。而阿里烏斯派的目空一切的勝利，使得有些正統教會的基督徒把責任推到不幸的老人身上，雖然他對基督教有過很大的貢獻，但仍然引起眾人不遺餘力的抨擊，在他死後都沒有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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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宗教爭論引起亞歷山大裡亞大屠殺始末(356 A.D.)

利貝裡烏斯和奧修斯的屈服，使那些信念毫不動搖堅持阿塔納修斯偉大德行和宗教真理的主教，覺得自己更加光彩。他們的敵人那種奸猾而惡毒的用心，更剝奪他們共同商量和互相安慰的機會，把這些被流放的傑出教士分送到相距甚遠的行省，並精心為他們挑選一個在龐大的帝國中對他們最不友好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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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卻很快體會到，利比亞的沙漠和卡帕多細亞最野蠻的地區，比起某些城市來對他們還略好一些，城市裡那些阿里烏斯派的主教，簡直可以肆無忌憚發洩宗教仇恨。他們所能獲得的安慰，只是自己的正直和不屈、追隨者的拜訪、來信和慷慨的救濟，以及很快就能高興看到，尼西亞信念的敵人在內部出現分裂，這給他們帶來最大的滿足。皇帝君士坦提烏斯的理念非常怪異，反覆無常難以捉摸，在基督教教義問題上看法稍不合他的標準，就會引起雷霆暴怒，以致他對那些堅持「本體同一」論、主張本體同類論，以及那些不承認聖父聖子相像的人，都用同樣的狂熱態度加以迫害。三個主教觀點完全不相同，但可能同樣被免職。如果他們在同一流放地彼此相遇，那時，根據他們當時不同的情緒，對於敵對派系盲目的熱情，可能會相互安慰或是加以責罵，認為他們目前所遭受的痛苦，將來即使有再大的幸福也難以補償。

西部正統基督教會主教的免職和流放，是為了置阿塔納修斯本人於死地而預先安排的步驟。在過去的26個月裡，帝國朝廷用盡各種陰險的手段和暗中的活動，要將他趕出亞歷山大裡亞，同時也撤回原來他向人民慷慨施捨的津貼。然而，當埃及的大主教被拉丁教會拋棄並且開革逐出教會，已經失去任何外來援助時，君士坦提烏斯派遣兩名使臣前來口頭宣佈放逐的命令，監督貫徹執行。本來，這項判決已得到全體教派的公開認可，因而君士坦提烏斯不肯給信使書面命令的唯一動機，只能說他對這件事尚有顧慮，擔心如果人民決心以武力誓死保衛無辜的精神之父，他的第二大城市和帝國的最富庶行省就有遭到攻擊的危險。他這種過於謹慎的行動，給阿塔納修斯提供裝糊塗的機會。他以極有禮貌的方式否認這命令的真實性，說明這種做法有違寬厚君主一向所秉持的公正態度，同時也與從前發佈的命令相牴觸。埃及的民政當局發現不論是勸說還是強迫，都無法使大主教離開執掌教會大權的寶座。他們被迫不得不和亞歷山大裡亞深得人心的領袖達成一項保證協議，在沒有進一步瞭解皇帝真實意圖之前，暫時停止彼此控訴和敵對行動。這個外表看來很溫和的做法，欺騙了正統基督教教會，造成一種致命的虛假安全感。實際上，這時上埃及和利比亞的羅馬軍團已得到密令正迅速前進，準備包圍或者襲擊這座習於發動叛亂和已陷入宗教狂熱之中的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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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裡亞位於大海和馬裡奧提湖之間，地理位置便於軍隊的接近和登陸，因此來犯的軍隊在城市還沒來得及採取任何措施前，諸如關閉城門或佔領重要據點，便已進入市區中心。簽訂協議後第23天的深夜，埃及公爵敘利阿努斯親自率領5000名全副武裝做好襲擊準備的士兵，出人意料地擁進大主教正帶著一部分教士和教徒做夜間禮拜的聖提奧納斯大教堂。這座神聖建築物的大門被進攻的士兵砸開，隨之而來的是一片騷亂和屠殺。但是，由於被殺者的屍體和兵刃的殘片，第二天可能被當作無可辯駁的證據留在正統基督教會手中，所以敘利阿努斯的行動只能說是成功地闖入而非一次完全的征服。該市其他的教堂也遭到類似的暴力蹂躪，而且在此後至少四個月裡，亞歷山大裡亞一直暴露在敵對教派神職人員的鼓舞之下，慘遭任意肆虐的軍隊殘害。大批虔誠的信徒被殺，如果他們無故受難，也沒有人為他們報仇，那麼都應該被稱為殉教者。主教和長老受到殘酷的迫害和侮辱，聖潔的修女被剝光衣服，受到鞭打和姦污，富有市民的家園被搶劫。就這樣，在戴上宗教狂熱的假面具後，獸性、貪婪和私憤可以盡量發洩，不僅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反而受到鼓勵。

亞歷山大裡亞的異教徒自成一派，人數眾多且早已心懷不滿，稍有人鼓動就願意拋棄他們既害怕又尊敬的主教。由於寄希望於可能得到的某些好處，以及害怕被當作叛亂分子懲治，他們都表示支持阿塔納修斯的繼任者——卡帕多細亞很有名望的格列高利。篡位者在阿里烏斯派的宗教會議接受聖職，新委任的埃及伯爵塞巴斯蒂安，被派來執行這個重要計劃，格列高利在武力支持下登上大主教的寶座。暴虐的格列高利無論是在使用權力或奪取權力時，根本不考慮教規、正義和德行，使得都城出現的暴力和惡行，在埃及90多個設有主教的城市重演。君士坦提烏斯在勝利的鼓舞下，公然表示支持使臣的做法。在公開發表的一封充滿熱情的書信中，皇帝提到之前那位暴虐的主教靠著三寸不爛之舌，蠱惑盲目信徒以獲得威望，現在終於能夠從他的手裡把亞歷山大裡亞解救出來，特別向大家恭賀。皇帝接著大談新當選主教格列高利的品德和虔誠，可以說是亞歷山大裡亞的庇主和恩人，名望超過建城的亞歷山大大帝。但皇帝又嚴正宣告，他將懷著不可動搖的決心高舉著火和劍，窮追那些附和阿塔納修斯的叛亂分子。這個邪惡的阿塔納修斯已經承認自己的罪行，但卻避開審判，逃脫他早就罪有應得極為恥辱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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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阿塔納修斯逃亡和藏匿的傳奇事跡(356—362 A.D.)

阿塔納修斯的確是逃過了一場凶險萬分的災難，這位傳奇人物的冒險經歷的確吸引大家注意。在聖提奧納斯大教堂被敘利阿努斯軍隊攻佔的那個難忘夜晚，大主教非常冷靜且無比威嚴地坐在寶座上，等待死神的來臨。當大家的禮拜活動被憤恨怒吼和驚恐尖叫打斷時，他卻鼓舞嚇得發抖的會眾高唱《大衛之歌》，慶祝以色列的上帝戰勝埃及驕橫而瀆神的暴君，用來表達他們堅定的宗教信仰。教堂的門終於被撞開，陣雨一般的箭矢射向人群，手舉刀劍的士兵闖入聖所，鎧甲在聖壇周圍明亮的燈光照耀下，閃爍著陰森可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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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塔納修斯的周圍圍繞著虔誠的僧侶和教士，他懷著高尚的情操拒絕他們撤離的要求，並聲稱在最後一名會眾安全離開前，他不會放棄自己的職責。那天夜晚的黑暗和混亂非常有利於主教的逃離。儘管他混雜在沸騰的人流中，被擠倒在地失去知覺，全身不能動彈，但他最後重新恢復了大無畏的勇氣，躲開士兵急不可待的追捕。阿里烏斯派的嚮導早已告知那些士兵，阿塔納修斯的人頭將是皇帝最喜歡的一份重禮。從那個時刻開始，埃及大主教完全從敵人的眼前消失，在絕對隱匿的環境中度過六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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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納修斯誓不兩立的敵人，用專制的手段統治整個羅馬世界。窮追猛打的君王絲毫不肯放鬆，一封緊急的信件被送到埃塞俄比亞王子面前，要讓阿塔納修斯在地球上最遙遠和最荒涼的地方也無法存身。伯爵、禁衛軍統領、護民官和全國軍隊先後都參與了搜捕逃亡的主教。皇帝的詔書讓一切行政和軍事力量都隨時處於戒備狀態，許諾對不論死活能交出阿塔納修斯的人將予以重賞，還宣告對膽敢私下窩藏全民公敵的人員，施以最嚴酷懲罰的條例。然而，蒂巴伊斯沙漠此時已住著大群野蠻而又馴服的狂熱信徒，寧願聽從教長的命令而不管君王的法令。安東尼和帕科米烏斯為數眾多的門徒，都把逃亡的大主教視為他們的父親，敬佩他所表現出的和他們所信奉的嚴格信條相一致的忍耐和謙卑，並把他說出口的每一個字都收集起來，當成閃爍著智慧之光的箴言。他們深信所有的祈禱、齋戒和守夜的功德，都比不上為保護真理和正義所表現的熱情和所經歷的危險。埃及的修道院一般建在偏僻荒涼的地方，像是在高山頂上或位於尼羅河的小島上。然而，眾所周知，塔本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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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的號角或喇叭，卻能從各處召集來數千名體魄強健和意志堅強的僧侶，他們大多數是來自附近鄉村的農民。當他們的藏身之處遭到強大軍隊的襲擊，他們要是無法抵抗，就全都保持沉默引頸受戮，也絕不會改變他們的民族性格。就是說，他們所堅持的民族性格，讓他們即使受到多麼殘酷的拷打，也不會在一個埃及人面前供出他決心保守的秘密。亞歷山大裡亞的大主教就這樣消失在一群人民中間，他們紀律嚴明而且要誓死保衛他的安全，每當危險臨近時，便會用得力的手把他從隱匿的處所轉移到另外的地方，直到最後他來到可怕的大沙漠地帶。按照無知和盲從的迷信說法，那裡住滿妖魔鬼怪。

阿塔納修斯的隱居生活直到君士坦提烏斯死去才告結束，其間他大部分時間是和赤膽忠心地充當他的侍衛、秘書和信使的僧侶一起度過。但是，為了與正統基督教會保持密切聯繫，每當搜捕的風聲有所緩和，他便不得不走出沙漠，潛入亞歷山大裡亞，把自身的安全交給朋友和追隨者去安排。他經歷的種種冒險的行徑，完全可以作為一部引人入勝的小說題材。有一次，他曾躲在乾涸的貯水池裡，直到一個女奴要將他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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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次他找到更為離奇的避難所，躲進一位年僅20歲修女的住房，她以文雅嫻靜的美麗氣質聞名全城。她在多年以後追憶說，有一天半夜時分，大主教只穿著寬鬆的內衣突然出現在她面前，使她感到十分驚愕。他邁著匆忙的步子走過來，告訴她自己得到了上天的啟示，讓他來到友善的屋頂下尋求保護，所以求她一定設法保護他，讓他免於危險。虔誠的修女答應他的請求，始終信守依靠自己的機智和勇敢所作的諾言，沒有向任何人透露神聖的保證，立刻把阿塔納修斯引進最隱蔽的內室。從此她以朋友般的關心和僕人般的慇勤，隨時注意他的安全和舒適。在危險沒有解除之前，她一直按時給他送來書籍和飲食，給他洗腳，處理來往的信件。而且她更要小心注意，品格高尚、不能玷污名譽的聖者，和能引起最危險衝動的美貌少女共處一室，兩人之間親近的私下來往，一定要保持光明磊落，絕不讓人存有任何疑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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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納修斯在遭到迫害和流放的6年生活中，曾多次前往看望這位美麗而忠誠的朋友。從他公開宣稱親眼看到裡米尼和塞琉西亞會議的進行情況來看，我們不得不相信他確實在會議召開期間曾秘密來到會場。為了親自與朋友進行交談，也為了親眼看到敵人走向分裂並擴大相互間的矛盾，對於一個細心的政治家來說，這樣大膽而危險的行動也許確有必要，何況亞歷山大裡亞又與地中海每個港口都有貿易來往和航運聯繫。勇敢的大主教從神秘莫測的隱匿所，向阿里烏斯派的保護者毫不中斷地發動進攻，及時散發讓人們爭相閱讀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呼籲正統基督教會要聯合起來，並不斷鼓舞教士和信徒的信心和士氣。在他公開寫給皇帝本人的《申辯書》中，有時在表面上讚揚溫和的政策，也會在私下氣憤填膺地大聲抨擊，充分揭露君士坦提烏斯是懦弱而邪惡的君王、殺害家人的劊子手、與公眾為敵的暴君、教會裡的反基督分子。儘管獲得勝利的君王在統治極盛時期，曾在東方懲治加盧斯的莽撞，在軍營平息維特拉尼奧的野心，在戰場殲滅馬格嫩提烏斯的軍團，在高盧壓制西爾瓦努斯的叛亂，但卻在一雙看不見的手中，受到一種既無法醫治也無法報復的創傷。在基督徒的王國中，君士坦丁之子卻是第一位感受到這些為宗教事業效命的信條的強大威力，是完全能夠抗拒任何暴君和虐政的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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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羅馬帝國兩個都城的宗教信仰狀況(356—362 A.D.)

阿塔納修斯之所以受到迫害，就跟許多德高望重的主教一樣，是因為他們堅持自己的信念，要憑著良心去做正直的事。那些盲目獻身於阿里烏斯教派的人員，在所有基督徒之中引起憤怒和不滿，這使他的作為成為基督徒追求正義的目標。人們為失去忠誠的本堂神父而感到惋惜，更痛恨於尊敬的主教剛受到放逐隨之就有外人侵佔主教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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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們大聲抱怨，認為他們選舉的權利受到了侵犯。要是有誰服從一位圖利的篡奪者，就會受到教徒的譴責，因為他們並不認識這位新人，對他秉持的原則抱著懷疑的態度。羅馬正統教會向世人表示，可以公開舉證對國教有異議的行為，如若不然就將其全部驅逐出教會團體。運用這兩種方式，可以證明教會的管理者並未涉入罪行和異端。最早是在安條克採用，事實證明獲得了很好的成效，之後馬上就將此法傳佈到整個基督教世界。

榮耀頌或者是聖詩集用來讚美三位一體的榮名，文體固然要文雅典麗，更重要的是音調要抑揚頓挫。正統教會或是異端派系的信條，實質內容用反意或聯繫詞的些微變化來加以表示。弗拉維阿努斯和狄奧多魯斯雖然虔誠而熱心，但都是不懂音樂的外行，他們信守尼西亞宗教會議的信條，並將「交互應答」和正規的讚美詩，運用到公開的禮拜儀式上。經過這兩位的安排，來自附近沙漠地區的一群修道士以及安條克的主座教堂配置的受過良好訓練的合唱團，用歡欣鼓舞的聲音唱出「榮譽歸於聖父、聖子和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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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馬正統教會用堪稱典範的純潔，羞辱阿里烏斯派的主教，指責他篡奪了年高德劭的優斯塔修斯的寶座。充斥著宗教狂熱的歌聲，喚醒了正統派信徒中那些猶豫不決的人員。他們要自行組成分散的集會，暫時交由長老治理，直到被信徒遺棄的主教離去後，選出並任命一位新主教，擔任本堂聖職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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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的變革使得覬覦者的人數增加，君士坦提烏斯統治的時代，這座城市經常有兩個、三個甚至四個主教發生爭執，在精神上對各自的追隨者進行統治，教會的暫時所有權在他們之間相繼失去或獲得。基督教的濫權對羅馬政府而言，是產生暴政和叛亂的最新起因，受到約束的平民社會因為宗教派系的怒火而被撕得四分五裂。位卑言微的市民冷眼旁觀著皇帝的興起和沒落，根據預判和經驗，將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事業前途與教會的利害連接在一起，特別是眾望所歸的教會。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都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在君士坦丁的諸子統治時期，帝國的狀況和人心的傾向。

其一，羅馬主教長久以來，在眾多人民忠義之心的護衛下，能保持崇高的地位和行事的原則。他們用蔑視的態度反對持異端思想的君王，無論他是在懇求、威脅還是奉獻。當宦官私下宣稱要放逐利貝裡烏斯時，事先就考慮到了會發生動亂的情況，盡力做好防備措施，使本案的判罪能夠順利執行。宦官派重兵包圍都城的四周，在統領的指揮下逮捕主教本人，不論是用計謀誘騙還是公開運用武力，都已無關緊要。等到他們奉命達成抓人的任務後，還要在民眾的驚愕轉變成暴動之前，深夜把利貝裡烏斯迅速運到羅馬人民勢力所無法抵達的地方。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主教被放逐到色雷斯的消息，就召開了一次盛大的集會。羅馬的教士為了約束自己的行動，公開進行莊嚴的宣誓，絕不背棄自己的主教，承認菲利克斯。這位篡奪者受到宦官的庇護，在一座褻瀆神聖的宮殿裡，進行選舉和授任聖職。

過了兩年，那些忠誠的教徒的虔誠之心毫無動搖，當君士坦提烏斯巡視羅馬時，受到他們不斷的請求而感到極為困擾。羅馬人民還保有古老自由權僅剩的部分，就是有權用無禮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君王。很多元老院議員和體面的公民受到妻子的壓力，被要求出面為利貝裡烏斯說項求情。丈夫勸說她們組成一個委員會，不僅減少危險，也更容易獲得成效。皇帝彬彬有禮地接待女性代表，她們穿著華麗的服裝，戴上貴重的飾物，顯出富家豪門的氣勢和風采。皇帝欽佩她們有不屈不撓的決心，要追隨敬愛的主教到世間最遙遠的角落，答應要讓利貝裡烏斯和菲利克斯這兩位主教，和平地管轄各自的會眾。但是這種寬容就那個時刻來說，無論是付諸實施還是從情感上考量，都會引起民眾極大的憎恨。當君士坦提烏斯的答覆在羅馬的賽車場被公開宣讀時，如此合理的調解構想被民眾用輕視和訕笑的態度加以拒絕。觀眾在賽車緊要關頭表現出的激情，現在卻直接對著不同的目標，重複不斷地喊叫：「一個上帝!一個基督!一個主教!」羅馬人民為了利貝裡烏斯所引發的宗教狂熱，並不只限於爭吵而已。在君士坦提烏斯離開以後，很快就激起危險和流血的叛亂，讓皇帝決定接受全民的條件，將菲利克斯放逐，同時將沒有劃分的都城全部歸還給利貝裡烏斯。經過一陣無效的抵抗以後，利貝裡烏斯的敵手在皇帝的核定下被逐出城市，連帶對立黨派的勢力全部瓦解。菲利克斯的黨羽在大街小巷、公共場所、浴場劇院，甚至在教堂裡，都遭到慘無人道的謀殺。羅馬在主教歸來的那段期間，像是恢復了馬略的大屠殺和蘇拉發佈「公敵宣告名單」那種恐怖的景象。

其二，基督徒人數雖在弗拉維家族統治時代急速增加，但在羅馬、亞歷山大裡亞和帝國其他重要城市，非基督徒的黨派仍據有很大勢力。他們對基督教的繁盛感到嫉妒，甚至坐在劇院裡時，還在訕笑教會的神學爭論。只有君士坦丁堡享有不一樣的優勢，它孕育在基督教信仰的腹地，得以茁壯成長。東部的都城從未受到偶像崇拜污染，全體人民都深入吸取基督教的理念、德行和激情，在那個時代使自己有別於其他人類。

亞歷山大去世後，保羅和馬其頓尼烏斯爭奪主教寶座，從宗教的奉獻精神和能力來說，兩人都夠資格也都對獲此職位勢在必得。若說馬其頓尼烏斯在品格方面沒有非議之處，那麼他的對手的優勢在於先當選且以正統派自居。保羅堅定支持尼西亞教條，使他在教會節日表中，名字得以與聖徒和殉教者並列，也因而受到阿里烏斯派憎惡。在長達十五年的任職期間，他曾五次被趕下主教座位，總靠著民眾強烈抗議才恢復原職，倒不完全是君主的恩准，所以只有對手的死亡才能確保馬其頓尼烏斯的權力。不幸的保羅拖著鎖鏈從美索不達米亞的沙漠，跋涉到托魯斯山最僻遠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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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囚禁在黑暗而狹窄的地牢，被關在裡面六天不給食物，最後被絞死，這些都是菲利普下的命令，他是君士坦提烏斯皇帝的主要大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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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新都城第一次被鮮血所玷污，同時也暴露了教會的鬥爭。在人民狂悖而頑強的暴動中，雙方都有很多人被殺。保羅被判處的懲罰是放逐，監督執行的任務最早被交付給騎兵主將赫莫傑尼斯，結果他因而送掉性命。正統教會的信徒起來反抗，要保護他們的主教，赫莫傑尼斯的豪華住宅被燒得片瓦不覆，帝國最高階將領被腳鐐手銬拖過君士坦丁堡的街頭，死後屍體還受到示眾的污辱。赫莫傑尼斯的下場使菲利普得到教訓，禁衛軍統領為了應付同樣的狀況，先期完成很多準備工作，之後卑辭相求，伴隨保羅前往宙克西普斯浴場。這裡有便道與皇宮和海邊相通，並且已在花園階梯的下面準備好一艘船，很快可以揚帆遠航。人民根本沒有想到有這種褻瀆神聖的事情發生，主教已經被押上船開往帖撒洛尼卡。他們立刻驚訝而氣憤地看到，宮殿的大門打開，篡奪者馬其頓尼烏斯在一輛高大的戰車上，坐在統領的旁邊，一隊衛兵拔出劍在四周保護，軍隊的行列向著本座教堂前進。阿里烏斯派和正統教會的信徒情緒高漲，衝過去搶佔這個重要的據點，在混亂的暴動中有3150個人喪失生命。馬其頓尼烏斯在正規部隊的支持下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但他的統治受到騷亂和暴動的干擾。即使與爭論主題最無關的原因，也足以醞釀和點燃引起社會混亂的火焰。存放君士坦丁大帝遺體的小禮拜堂很可能受到破壞，主教就將莊嚴可敬的骸骨移到聖阿卡西烏斯教堂。這種審慎而虔誠的措施，被堅持主張「本體同一」教義的宗派描述成最邪惡的褻瀆神聖行為，於是他們立即全面備戰，奉獻給神的地面被當作戰場。有位教會歷史學家提到了一件真實的事件，絕非修辭的比喻：教堂前面有一口水井，從柱廊和鄰近庭院流進的鮮血，都從井口滿溢出來。作者把暴亂歸於宗教緣故，等於透露出沒能夠充分瞭解人性，但必須承認，動機能夠誤導宗教狂熱所具有的誠摯，借口可以掩蓋私心自用而產生的激情。被鎮壓下去的仇恨在另一個案例中再次爆發，成為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憤怒情緒的接續者。


 十四、異端教派殘酷和怪誕的宗教狂熱行為

君士坦提烏斯的怒火上升根本不需要有叛逆的罪行和武力的抗拒，就是首都的群眾動亂和黨派的犯罪行為，就足以觸怒他殘酷而專制的性格，因為這等於反對在他統治下的權威和宗教。他通常的懲處方式是死刑、放逐和籍沒財產，在施行時盡量以「寧枉勿縱」為原則。希臘人對兩名教士尊以聖名而永矢勿忘，其中一位是讀經師，另外一位是副輔祭，被控謀害赫莫傑尼斯，定罪後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門被斬首。君士坦提烏斯有一份詔書反對羅馬正統教會，後來被發現毫無價值，所以沒有列入《狄奧多西法典》。詔書規定，教徒凡是拒絕接受阿里烏斯派主教的聖餐禮，特別是馬其頓尼烏斯親自主持的儀式，會被剝奪教會的豁免和基督徒的權利；強迫他們放棄教堂的所有權，嚴禁在城市的城牆之內舉行集會；授權馬其頓尼烏斯運用宗教的狂熱，在色雷斯和小亞細亞各行省執行這項不公正的法律，地方政府和軍隊都要直接服從他的指揮。

為了支持本體相類的教義，半阿里烏斯派的暴政運用各種殘酷的手段，不僅超越君士坦提烏斯授權的範圍，也使得他的統治蒙受羞辱。教堂對抱著自我犧牲精神勉強前來的教徒舉行聖禮，這些人都拒絕接受馬其頓尼烏斯的神召，憎恨他所尊奉的教義。授予婦女和兒童的洗禮儀式上，教士把他們從朋友和父母的手裡硬拉過去；用木頭做的器具讓領聖餐的信徒保持口部張開，將當作聖體的麵包用力塞進他們的喉嚨；用紅熱的蛋殼去燒灼嬌柔處女的胸部，或是用尖銳而沉重的木板很不人道地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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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和鄰近地區的諾瓦替安派，非常堅決地贊同「本體同一」，與羅馬正統基督徒幾乎難以分辨。馬其頓尼烏斯獲得消息，帕夫拉戈尼亞有很大一片地區，全部居住的是此一教派的信徒，於是決定要使這些異端分子改信，不然就將他們全部絕滅。但是他不相信教會的傳教士能發揮效用，於是親自指揮一隊包括4000員軍團士兵在內的人馬，出發去討伐叛徒，要征服曼提尼姆整個區域，將之納入教會統治的版圖。諾瓦替安派的農夫被逼得走投無路，激起宗教的狂熱憤怒，不惜犧牲也要與入侵的部隊決一死戰。雖然有很多帕夫拉戈尼亞人被殺，但羅馬的軍團竟被一群烏合之眾擊敗，他們僅有的武器是斧頭和鐮刀。除了少數人員很不光榮地逃走，大約有4000士兵在戰場喪生。君士坦提烏斯的繼承人用簡短而生動的文體陳述了帝國遭受的神學所帶來的災難，特別是在東方，這位君主的統治使他自己成為宗教和宦官的奴隸：「很多人被捕下獄，受盡迫害或是被強制放逐，成群的人被指為異端遭到屠殺，特別是在庫濟庫斯和薩摩薩塔這些城市。在帕夫拉戈尼亞、比提尼亞、加拉太和很多其他的行省，城鎮和村莊不是荒廢就是完全受到摧毀。」

阿里烏斯爭論的火焰正在焚燬帝國的生機，這時阿非利加的各行省受到外敵的蹂躪。這些具有超凡的宗教狂熱的野蠻人被稱為切爾庫姆塞隆人，形成實力強大而且駭人聽聞的多納圖斯派系(345 A.D.)。君士坦丁用嚴酷的手段執行法律，激起不滿和反抗的精神。他的兒子君士坦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統一教會，結果卻使得相互憎恨的情緒更為變本加厲，就是這樣才造成教會的第一次分裂。兩位皇室委員保羅和馬卡裡烏斯壓迫當地民眾並貪污腐敗，雖然使徒有寶貴的訓誡，但是偽善教會繼承者的行為與之形成完全背離的對比。居住在努米底亞和毛裡塔尼亞村莊的農民，都是生性粗暴狂野的種族，並不完全信服羅馬法律的權威，也沒有真正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們在多納圖斯派導師的指引下，會被激起盲目而狂暴的宗教熱誠。他們為主教遭到放逐、教堂遭到破壞、秘密的聚會遭到禁止，而一致感到憤憤不平。執法官員在軍隊的保護下對傳教士施加的暴行，有時會被同樣的暴力所擊退。那些頗得民心的傳教士在爭執中喪失性命，粗野的信徒內心燃起熊熊怒火，要為他們神聖的殉教者採取報復行動。但由於他們既殘酷而又輕忽，負責宗教迫害的大臣有時會讓他們遭到毀滅的命運。然而突發的動亂所引發的罪行，讓這些罪犯加速陷入絕望及民眾的叛變中。

多納圖斯派的農民被驅離土生土長的村莊，很快改變勤勞工作的習慣，過著不事生產和剽掠搶劫的生活，就在傑圖勒安沙漠的邊緣結成剿不勝剿的匪幫。他們以奉獻宗教的名義，不受教派裡飽學之士的譴責。切爾庫姆塞隆人的首領僭用的頭銜是「聖徒隊長」，因不易獲得刀劍和槍矛，主要武器是巨大沉重的棍棒——他們稱為「以色列人」，以及「讚美神」的著名口號。他們在作戰中常這樣大聲喊叫，將恐怖傳遍阿非利加毫無武備的行省。最初，他們搶劫很顯然是基於生存的需要，但很快就超過這種限度，毫無節制地縱情於酗酒和貪婪的惡行之中。他們把剽掠一空的村莊放火全燒掉，用肆意妄為的暴虐手段統治毫無防守能力的國土，農業的耕種工作和商業的貿易行為全部中斷。切爾庫姆塞隆人還借口說是要恢復人類最早的平等，改進文明社會的惡習，為奴隸和債務人設置安全的庇護所，這些人就蜂擁而來參加他們神聖的陣營。他們要是沒有遇到抵抗，僅是搶劫也就了事，但即使是最輕微的抗拒也會激起他們的暴行和謀殺。有些羅馬正統教會的教士非常不謹慎，想要表現出虔誠的信仰，這些宗教狂熱的野蠻人就用精細無比的手法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技術，對這些教士施加最痛苦的酷刑。切爾庫姆塞隆人的勇氣並不是完全用來對付無抵抗能力的敵人，他們與行省軍隊交戰，有時也會獲勝。在巴該的一次血戰中，他們在開闊地區攻擊皇家騎兵部隊的前衛。多納圖斯派的信徒被捉後，遭受了同樣的待遇，切爾庫姆塞隆人的行為可以拿來和沙漠裡的野獸相媲美。俘虜毫無怨言地喪生在刀斧下，或被火活活燒死。報復的手段很快就加倍奉還，對叛變的恐懼更為劇烈，相互之間的寬恕毫無希望。18世紀初，卡米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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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迫害行動、無畏作風、犯罪程度和信仰激情，等於是切爾庫姆塞隆案例的翻版。如果朗格多克的宗教狂熱分子在軍事成就方面凌駕於努米底亞這些傢伙之上，那麼阿非利加人要更加決斷和堅忍，才能維持強勢的獨立局面。

宗教的暴虐行為必然導致社會動亂，但是多納圖斯派信徒的狠毒，是被一種很特別的狂亂所激發，他們的行為真正達到人神共憤的程度，在任何國家和時代，都找不到與之相匹敵的例子。很多像這樣的宗教狂熱分子都恐懼活著，所以期望成為殉教者。只要自己的行為很神聖，那麼他們就能為真正信仰的榮譽和永恆歡愉的希望而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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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死亡用何種方式或出於何人之手，這根本無關緊要。他們有時會粗暴地擾亂節日祭典，褻瀆異教廟宇，故意激起偶像崇拜者更強烈的仇恨，來給他們受到侮辱的神明報仇。他們有時強行闖進法庭，迫使受到威脅的法官立即下令將他們處決。他們經常在道路上攔住旅客，要求用棒棍把自己打死以成為殉教者，如果旅客答應就會給他報酬，如果不願給予他們這份恩賜，他們就威脅要將旅客立即處死。當他們從別的方式中感到失望，無法達到求死的目的時，就會宣佈一個日期，請他們的朋友和兄弟都來參加。這些宗教狂熱分子就在高聳的斷巖上，自己頭朝下縱身跳下去，有幾處懸巖因宗教自殺的人數眾多而聞名於當時。對於這些絕望的宗教狂熱所產生的行動，有些人視之為神的殉教者而加以表揚，另外一部分人則產生憎惡，認為是撒旦的犧牲者。然而公正的哲學家會發現，這種不認輸的倔強態度所造成的影響，以及趨於極端的決裂作風，完全是源於猶太民族的性格和特質。


 十五、異端教派和宗教爭論造成的重大影響

基督教會內部分裂，所造成的結果是破壞教會的和平，玷污教會的勝利，哪怕是很簡單地加以敘述，也等於肯定一位異教徒歷史學家的說法，贊同一位德高望重主教的指責。阿米阿努斯由於本人的經歷，相信基督徒之間的仇恨更勝於野獸對人的仇恨；格列高利·納齊安贊更是悲痛地哀歎，基督徒彼此不和已使天國一片混亂，變成黑夜的風暴和可怕的地獄。當代情緒激烈而懷著偏見的作家，總把一切功德都歸於自己，將一切罪過都推給敵人，因而描繪出天使與惡魔的會戰。我們冷靜的理智否認邪惡或神聖的怪物竟會保持如此純粹和完美的特性，應該把大致相等或不分軒輊的善與惡，歸於稱為正統基督教和異端邪說的敵對兩派。他們原是孕育和成長在同一個宗教環境和政治社會之中，對於現世以及未來的希望和恐懼，就比例上來說應大致相等。任何一方的錯誤都可能是無意而為，信仰都可能是真實無虛，行為都可能是值得嘉許或敗壞不堪。他們以同樣的目標激起奮鬥的熱情，有可能交互輪替濫用宮廷或人民對他們的支持。阿塔納修斯派和阿里烏斯派在形而上學方面表達的意見，不會真正影響到道德質量。他們從福音書純真而簡單的訓誡中得到的體會，使得行為受到偏執和不寬容思想的驅使。

有一位頗為自信的現代作家，他的歷史著作被加以許多政治和哲學方面受人尊重的稱號，在書中他批評孟德斯鳩那近於怯懦的謹慎，說他在敘述帝國衰亡的原因時，竟不曾提到君士坦丁所訂的法令，取締了異教的崇拜活動，使得很多臣民失去他們的祭司、廟宇以及公開的宗教信仰。這位富於哲理的歷史學家一向重視人權，竟然不經思考就輕率接受了基督教牧師含混的證詞，那些人把心目中英雄所實施的迫害行動說成功績。我們用不著看那條假想的，可能曾在帝國法典編成之前大放光彩的法令，只要把君士坦丁不再掩蓋自己改變信仰的事實，不再害怕有人與他爭奪王位後，寫給古老宗教信徒的那封信拿出來，便再明白不過了。他用十分懇切的口氣敦請羅馬帝國的臣民，傚法他們君王的榜樣，但他同時又宣稱，那些不願睜眼看天空出現萬丈光芒的人，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廟宇裡供奉想像出的神明。有關異教的宗教儀式遭到取締的傳聞，君士坦丁在此正式予以駁斥，這是他奉行溫和政策的基本原則。他非常明智地說，人類的習慣、偏見和迷信無法用外力強加克服。這位高瞻遠矚的君王既不曾違背神聖的諾言，也不會引起異教徒的恐慌，只是運用緩慢而謹慎的步驟，摧毀多神教毫無紀律和日趨腐爛的組織。他偶然會採取一些過於偏激的行動，儘管在暗中受到基督教熱情的驅使，但是表面上卻充分表現出為了法律正義和公共利益的樣子。

君士坦丁試圖摧毀古老宗教的基礎，看起來像是為了整治其所引發的破壞作用，他倣傚一些賢帝明君的做法，用嚴厲的刑罰禁止玄虛詐欺和褻瀆神明的占卜術。這些幻術挑起人們異想天開的希望，有時會刺激一些對現實不滿的野心分子，不惜鋌而走險危及社會的安全。對於已被公眾認為虛幻不實毫無作用的神諭，他保持沉默，根本不加理睬。尼羅河畔的女祭司受到取締，君士坦丁自己行使監察官的職權，下令將腓尼基的幾所廟宇全部拆除，因在那裡為了向維納斯獻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形形色色的淫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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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帝都的君士坦丁堡，從很多方面來說，是靠著犧牲希臘和亞洲那些富裕的廟宇才能修建完成，並且拿那裡搶來的物品把它裝飾得富麗堂皇。神聖的財產被沒收；神靈和英雄的雕像被搬運一空，被當成滿足好奇心的藝術品，而不是崇拜的偶像；搶來的金銀則被重新投入流通市場。那些行政官員、主教和宦官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同時滿足他們的宗教熱忱、貪婪私慾和復仇之心。然而，掠奪活動畢竟局限於羅馬世界的小部分地區，而且這些行省早已習慣君王和前執政官的籍沒和搜刮，只有忍受他們利用暴政做出褻瀆神明的行為，不過他們並沒有企圖破壞古老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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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嫌疑。

君士坦丁諸子遵循著父皇足跡前進，情緒熱烈且肆無忌憚，掠奪和壓迫的借口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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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不法活動受到百般保護，所有發生爭議的問題都被解釋為異教徒的過失。在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烏斯執政期間，毀壞廟宇的行為被當作慶典加以頌揚。君士坦提烏斯頒布一項簡明法令，拿自己的名字來命名，認為這樣可一勞永逸解決問題，今後不必發佈任何禁令：

立即關閉所有地方和城市的廟宇，全部派人嚴格看守，任何人無權違背此規定。帝國的臣民都不得奉獻犧牲，任何人膽敢犯下此一罪行，就會受刀劍加身的懲治，被處決後財產將沒收充公。言明在先，行省總督對上述罪犯懲辦不力者，將受同樣的刑責。

但是，這道嚴酷的詔書可能寫成以後未曾公佈，或者是公佈以後卻未曾執行。具體事實的例證和現存的黃銅及大理石紀念物可以證明，在君士坦丁諸子統治期間，異教徒的祭拜活動一直在公開進行。帝國的東部和西部，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仍然有一大批廟宇受到人們的崇敬，並未遭到毀損。篤信異教的群眾有幸在地方政府的贊同或默許下，熱烈享受獻祭、拜神和遊行的活動。這道血腥的詔書發佈以後又過了四年，君士坦提烏斯親自拜訪羅馬的神廟，表現十分得體。一位異教的演說家公開推崇，認為是值得而後君王傚法的榜樣。敘馬庫斯說道：

在位皇帝已同意灶神處女的特權神聖不可侵犯，將祭司的神聖地位賦予羅馬的貴族，批准支付公眾祭祀和犧牲費用的津貼。而且，儘管他自己信奉另一種宗教，但絕對無意在整個國家範圍內取消神聖的古老宗教活動。

元老院仍然通過莊嚴的敕令，把過去的君王封為神明，君士坦丁死後也和他生前百般詆毀和誣蔑的眾神坐在一起。努馬首先設立祭司長的名銜、章紋和特權，為奧古斯都所僭用，七位基督教皇帝都毫不猶豫地接受。皇帝從被他們拋棄的宗教所獲得的信仰絕對統治權，比起他們從信奉的宗教中所獲得的要大得多。

基督教的分裂延緩了異教的衰亡，皇帝和主教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和熱誠要全力進行反對「非基督徒」的聖戰，在他們看來國內的叛亂罪行才是迫在眉睫的危險。根據已建立的不寬容原則，這種根除偶像崇拜的做法非常正當。輪流在帝國宮廷當權的敵對派系，對於儘管擁有強大力量卻日漸陵夷的教派，還是不願彼此關係疏遠甚或無謂地得罪。一切有關權威和潮流、利害和理智的動機全都對基督教有利，只是在他們還沒來得及普遍感受獲得勝利所產生的影響時，兩三個世代的時光就已經過去。一個源遠流長的宗教，很晚才在羅馬帝國建立起來，後來之所以受到許多人的推崇，並非是因為這些人經過慎思明辨的考慮，僅僅不過出於舊日的習慣使然。國家和軍隊的榮譽都被毫不珍惜地賞給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烏斯的所有臣民，相當多的知識、財富和勇氣仍然被用於為多神教效力。議員、農民、詩人、哲學家的迷信來自不同的根源，但是他們對廟宇裡的神明同樣都很虔誠。受到禁止的教派獲得了讓人感到恥辱的勝利，無形中激起他們狂熱的情緒。而由於他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帝國的指定繼承人，一位從蠻族手中解救高盧的年輕而勇敢的英雄，現在已在暗中信奉祖先的宗教，他們的眼前又開始出現曙光。


 譯名表

Abbe du Voisin　杜瓦辛

Abbe Dubos　杜博斯神父

Abbe le Baeuf　勒波夫神父

Ablaviu　阿布拉維斯

Abydus　阿比杜斯

Acacius　阿卡西烏斯

Academy　神性學院學派

Acesius　阿塞西烏斯

Achaia　亞該亞

Achilles　阿克琉斯

Acropolis　衛城

Adarne　阿達尼

Adiabenicus Maximus　阿迪阿貝尼庫斯·馬克西穆斯

Ado　阿多

Aedui　埃杜伊人

Aemilian　埃米利亞

Aemilli　埃米利

Aetius　埃提烏斯

Agamemnon　阿伽門農

Agothias　阿戈西阿斯

Agricola　阿格裡科拉

Agrippina　亞格裡皮娜

Ahab　亞哈

Ajax　埃阿斯

Alcmene　阿爾奇索厄

Alemanni　阿勒曼尼人

Aleppo　阿勒頗

Alexander Severus　亞歷山大·塞維魯

Alexis Aristenus　亞列克西斯·阿里斯特努斯

Alsa　阿爾薩

Alsace　阿爾薩斯

Amblada　安布拉達

Ambrose　安布羅斯

Amida　阿米達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

Amphipolis　安菲波裡斯

Amu Darya　阿姆河

Anastasia　安娜斯塔西婭

Anazarbus　安納扎布斯

Ancyra　安錫拉

Andernach　安德納赫

Andronicus　安德洛尼庫斯

Antigonids　安提柯

Antigonus　安蒂岡努斯

Antioch　安條克

Antiochus　安條克

Antoninus　安托尼魯斯

Apennine　亞平寧山

Aquileia　阿奎萊亞

Aquyrion　阿庫里昂

Araric　阿拉裡克

Arcadius Charisius　阿爾卡狄烏斯·查裡西烏斯

Archipelago　多島之海

Ardennes　阿登森林

Arethusa　阿雷蘇薩

Argonauts 阿爾戈

Arianism　阿里烏斯教義

Ariomanites　阿萊奧曼奈特

Arles　阿爾勒

Arnauld　阿爾諾

Arnobius　阿諾比烏斯

Arsaces　阿薩息斯

Arsenius　阿爾塞尼烏斯

Artaxata　阿爾塔克薩塔

Artaxerxes　阿爾塔薛西斯

Artemius　阿爾泰米烏斯

Asiana　阿西阿納

Asmonaean　亞斯漫尼

Astingi　阿斯廷吉人

Athanasius　阿塔納修斯

Athenagoras　阿西納哥拉斯

Atmeidan　阿特梅丹

Atropatene　阿特羅帕提尼

Augusta　奧古斯塔

Augustal Praefect　特派行政長官

Augusteum　奧古斯提姆

Augustus　奧古斯都

aurei　奧瑞(貨幣單位)

Aurelius Victor Sextus 奧勒利烏斯·維克多

Ausonius Decimus Magnus　歐頌

Autun　奧頓

azyla　阿濟拉

Bagai　巴該

Bahram　巴蘭姆

Balsamon　巴爾薩蒙

Banduri　班杜裡

Barbatio　巴爾巴提奧

Basil　巴西爾

Basnage Henri de Beauval　巴納熱

Batavians　巴塔維亞人

Beausobre Issac de　博索布勒

Belshazzar　伯沙撒

Beltis　貝提斯

Beraea　貝裡亞

Berytus　貝裡圖斯

Besancon　貝桑松

Bezabde　貝扎布德

Bezalel　比撒列

Biet　比耶

Bingen　賓根

Bingham Joseph　賓厄姆

Bithynia　比提尼亞

Blachernae　布拉契尼

Bleterie Jean Philippe Rene dela　布萊特裡

Boileau　布瓦洛

Bollandus　波拉達斯

Bologna　博洛尼亞

Borysthenes　玻裡斯提尼斯

Brabant　布拉班特

Brutus　布魯圖斯

Buda　尤達

Bull　布爾

Buondelmonte　布翁地蒙特

Busbequius Augerius Gisleniu　布斯比奎斯

Cadmus　卡第穆斯

Caecilian　凱基利安

Caecillius　凱基利烏斯

Caesaarea　愷撒裡亞

Caesarean Mouritania　愷撒裡亞·毛裡塔尼亞

Cagliari　卡利亞里

Calocerus　卡羅西魯斯

Calvary　髑髏地

Camisards　卡米薩德

capitation　「丁稅」

Cappadocia　卡帕多細亞

Capua　卡普阿

Caracalla　卡拉卡拉

Cardinal Baronius　巴羅尼烏斯

Carus　卡魯斯

Casaubon Issac　卡索邦

Cassian　卡西安

Castor　卡斯特

Castra Herculis　卡斯特拉·赫庫利西河

Catena　「株連者」

Cato　加圖

Cedrenus　錫德雷努斯

Censor　監察官

Cevennes　塞文

Chalcedon　卡爾西頓

Chalons　沙隆

Chamavians　卡馬維人

Chandragupta　旃陀羅笈多帝國

Charles Paolo　查理·保羅

Chauffepie Jacques Georges de　肖費派

Chersonesus　切森尼蘇斯

Chionites　希俄奈特

Chnodomar　克諾多馬爾

Chosroes　科司羅伊斯

Chrysopolis　克利索波利斯

Chrysostom　克利索斯托

Cibalis　西巴利斯河

Cicero　西塞羅

Cimbric　辛布裡

Circumcellions　切爾庫姆塞隆人

Civil and Military Schools　民政和軍事學習院

Clarissimi　世家出身者

Clarissimus　克拉裡西穆斯

Claudian　克勞狄安

Claudius　克勞狄

Clematius　克勒馬提烏斯

Clovis　克洛維

Codes　法典

Codinus　科迪努斯

Coenum Gallicanum　科隆姆·蓋利康隆姆

Colbert　科爾貝特

Comana　科馬納

Comita Centuriata　百人隊大會

Comita Trubuta　平民大會

Constans　君士坦斯

Constantia　君士坦提婭

Constantina　君士坦提娜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生為帝者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小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us Chlorus　君士坦提烏斯·克洛盧斯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烏斯

Consubstantial　同體論

Controle General　統計總局

coput　丁口

Corbulo　科爾布羅

Cordova　科爾多瓦

Coromandel　科羅曼德爾

Cottian Alps　科蒂安·阿爾卑斯

Count Lucilianus　盧西裡阿努斯伯爵

Count of the Domestics　內廷伯爵

Count of the Sacred Largesses　神聖賞賜伯爵

Crispus　克裡斯帕斯

Ctesiphon　泰西封

Cucusus　庫庫蘇斯

Cuper　庫佩

Cyrene　昔蘭尼

Cyril　西裡爾

Cyrus　居魯士

Cyzicus　庫濟庫斯

Dacians　達契亞人

Dalmatius　達爾馬提烏斯

Darius Hystaspes　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

De Filiis Veteranorum　老兵之子

De Veteranis　老兵

Decentius　德森提烏斯

Decurions　里長

Decurions　什長

Delia　德麗婭

Delphi　德爾斐

Delphidius　德爾菲迪烏斯

Demetrius　德米特裡烏斯

Demosthenes　德謨斯提尼

Denarius　笛納

Des Brosses　德斯·布羅斯

Desiderius　德西德裡烏斯

Dhoulacnaf　民族捍衛者

Diarbekir　迪亞爾貝克爾

Dies Solis　「太陽日」

Dioceses　大行政區

Diodorus　狄奧多魯斯

Diodorus Siculus　狄奧多魯斯

Diogenes　狄奧傑尼斯

Dion, Cassius Dio Cocceianus　迪翁

Dionysius　狄奧尼西烏斯

Diva　迪瓦

Docetes　「幻影論者」

Domitian　圖密善

Donatus　多納圖斯

Doric　多里克

Drave　德拉弗河

Drusus　德魯蘇

Ducange Charles du Fresne seigneur　迪康熱

Ebionites　伊比尼奧派

Elagabalus　埃拉伽巴盧斯

Eleutherus　伊琉塞魯斯

Elne　埃爾納

Epicharis　埃比卡裡斯

Epiphanius　埃皮法尼烏斯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謨

Erythraean sybil　埃裡斯蘭·西比爾

Essek　埃塞克

Estruscan　伊特拉斯坎

Eumenius　歐邁尼斯

Eunapius　歐納比烏斯

Eunomius　優諾米烏斯

Europa　歐羅巴

Eurysthenes　歐裡西尼斯

Eusebia　優西比婭

Eusebius　歐西比烏斯

Eustathius　優斯塔修斯

Eutropia　尤特羅皮婭

Eutropius　優特羅皮烏斯

Evagrius Ponticus　埃法格裡烏斯

Fabricius Johann Albert　法比裡修斯

Faelix　菲利克斯

Fausta　福斯塔

Felix Cantelorius　費利克斯·康特羅裡烏斯

Festus　菲斯特斯

Flaminian　弗拉米尼亞

Flavian　弗拉維

Flavianus　弗拉維阿努斯

Fleury Claude　弗勒裡

Florentius　弗羅倫提烏斯

Fontenelle　豐特內勒

Frumentius　弗魯孟提烏斯

Galata　加拉塔

Galatia　加拉太

Gallipoli　加裡波利

Gallus　加盧斯

Geberic　貝裡克

Gelasius　傑拉修斯

Germanicus　日耳曼尼庫斯

Geryon　怪物革律翁

Getae　葛特人

Getulian　傑圖勒安

Giannone　詹農

Gideon　基甸

Gnostics　諾斯替派

Godefroy Jacques　戈德弗羅伊

Golden Horn　金角

grains　格令(貨幣單位)

Gratian　格拉提安

Greaves John　格裡夫斯

Gregory Nazianzen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

Grotius Hugo　格勞修斯

Grumbates　格倫貝特斯

Gutherius　古特裡烏斯

Hadrianople　哈德良堡

Hannibal　漢尼拔

Hannibalianus　漢尼拔利阿努斯

Hashemite cubits　哈希邁特腕尺

Hector　赫克托耳

Helena　海倫娜

Heliopolis　赫利奧波利斯

Hellspont　赫勒斯滂

Heraclea　赫拉克利亞

Heraclius　赫拉克利烏斯

Herculians　海克留斯

Hermogenes　赫莫傑尼斯

Hero　西羅

Herodotus　希羅多德

hierarchy　位階制度

Hilary　奚拉裡

Hilleh　希里哈

Hindostan　印度

Hippodrome　橢圓形競技場

Hippolitus　希波呂圖斯

Homer　荷馬

Homerites　荷美萊特人

Homoiousion　本體相類

Homoousion　本體同一

Honorius　霍諾留

Honourable　獲得官位者

Horace　賀拉斯

Hormisdas　霍爾米斯達斯

Hormouz　霍爾木茲

Hortaire　霍爾泰爾

Hydra　海德拉

Idatius　埃達提烏斯

Illiberis　伊利貝里斯

Illustrious　建有功勳者

Illyricum　伊利裡亞

Indiction　財產估值詔書

Infidel　非基督徒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查士丁尼學院

Ionia　愛奧尼亞

Isaiah　以賽亞

Isauria　伊索裡亞

Isidore　伊希多爾

Isis　伊西斯

Istambol　伊斯坦布爾

Istria　伊斯特裡亞

Jamblichus　詹布利庫斯

Jazygae　賈齊格人

Jephthan　耶弗他

Jericho　耶利哥

Jerom Eusebius Hieronymus　傑羅姆

Jornandes　喬南德斯

Josephus Flavius　約瑟夫斯

Joshua　約書亞

Jove　約夫

Jovians　約維安斯

Judges of Israel　以色列的士師

Jugurthine　朱古達

Julian Alps　尤里安阿爾卑斯山

Julian　尤里安

Julius Constantius　尤利烏斯·君士坦提烏斯

Justin　查士丁

Justinian　查士丁尼

Kara-Amid　喀拉阿米德

Khorasan　呼羅珊

Kiosk　基奧斯克

Labarum　拉伯蘭

Lacedaemonian　拉棲代蒙人

Lactantius　拉克坦提烏斯

Lampridius　朗普裡狄斯

Languedoc　朗格多克

Lardner Nathaniel　拉德納

Lateran　拉特蘭

Laurus Insana 勞魯斯·因撒那

Le Clerc Jean 勒·克拉克

Leander　勒安得耳

Lernaean　勒那

Lesser Armenia　小亞美尼亞

Lesser Poland　下波蘭

Lethe　萊西

Leucetia　盧西夏

Libanius　利巴裡烏斯

Libanus　利巴尼烏斯

Liberius　利貝裡烏斯

Licinius　李錫尼

Life of Dionysius of Milan　《米蘭的狄奧尼西烏斯》

Limigantes　利米甘特人

Lipsius Justu　利普修斯

Locke　洛克

Lodi　洛迪

Logos　邏各斯

Lorraine　洛林

Lower Pannonia　下潘諾尼亞

Lucifer　魯西菲

Lucullus Lucius Licinius　盧庫盧斯

Luke Holstenius　路加·霍爾斯滕裡烏斯

Lutetia　盧特夏

Lycaeum　呂克昂學派

Lycus　呂庫斯

Lyons　里昂

Lysippus　利西波斯

Macarius　馬卡裡烏斯

Maccabee　馬加比

Macedonius　馬其頓尼烏斯

Macellum　馬色蘭城堡

Macon　馬孔

Magnentius　馬格嫩提烏斯

Mahomet II　默罕穆德二世

Majorinus　馬約裡努斯

Malchus　馬爾庫斯

Male　馬累

Mallius Theodorus　馬利烏斯·狄奧多魯斯

Malmsbury　瑪姆斯伯裡

Mamertius Claudius　馬梅提烏斯

Manasseh　瑪拿西

Manichaeans　摩尼派

Manilius　馬尼利烏斯

Mantinium　曼提尼姆

Mantua　曼圖亞

Maraeotis　馬裡奧提

Marcellinus　馬塞利努斯

Marcellus　馬塞盧斯

Marcionites　馬西昂派

Marcus Junius Brutus　布魯圖斯

Marius　馬略

Marmara 馬爾馬拉海

Maros　馬羅斯

Massagetae　馬薩格塔人

Massius　邁西烏斯

Master of the Offices　御前大臣

Mauritania　毛裡塔尼亞

Mauromole　毛洛摩

Maxentius　馬克森提烏斯

Maximian　馬克西米安

Maximus of Turin　馬克西穆斯

Meletius　梅勒提烏斯

Menelaus　墨涅拉俄斯

Mentz　門茲

Metelli　梅泰利

Metellus　梅泰魯斯

Meuse　默茲河

Meyn　梅恩

Minerva　密涅瓦

Minervina　密涅維納

Minister of State　國務大臣

Minos　密諾斯

Minucius Faelix　米修斯·法埃利克斯

Mithradates　米特拉達梯

Montfaucon Bernard de　蒙福孔

Montford　蒙特福德

Montius　蒙提烏斯

Mopsuestia　莫普蘇埃斯提亞

Moselle　摩澤爾

Mosul　摩提爾

Mount Argaeus　阿格萊烏斯山

Mount Atlas　阿特拉斯山

Mount Ida　艾達山

Mount of Olives　橄欖山

Murad II　穆德拉

Murci　老鼠

Murcia　穆爾西亞

Mursa　墨薩

Musonian　穆索尼安

mutilare　「自殘」

Mycenae　邁錫尼

Mygdonius　邁多里烏斯

Myrmidons　邁米登

Narses　納爾塞斯

national interdict　國內停權

Nazarenes　拿撒勒派

Nazareth　拿撒勒

Nazarius　納扎利烏斯

Nepotian　尼波提安

Nepotianus　涅波提阿努斯

Nerva　涅爾瓦

Nevers　訥韋爾

Nicomedia　尼科米底亞

Niebuhr Carsten　尼布爾

Niger　尼格爾

Nisibis　尼西比斯

Nobilissimus　至尊者

Notitia　《職官志》

Novatians　諾瓦替安派

Numa　努馬

Nuyss　努伊斯

Olympus　奧林匹斯

Optatus　奧普塔圖斯

Orontes　奧龍蒂薩

Orpheus　奧爾普斯

Osiris　奧西裡斯

Osius　奧修斯

Othniel　俄陀聶

Otho　奧托

Ovid　奧維德

Pachomius　帕科米烏斯

Padua　帕多瓦

Pagi Antoine　帕吉

Palladius　帕拉狄烏斯

Palmatian　帕爾馬提安

Pancirolus　潘奇羅盧斯

Pandects　法令全書

Paphlagonia　帕夫拉戈尼亞

Paris　帕裡斯

Parysatis　帕裡莎提斯

Pascal Blaise　帕斯卡爾

Pasha　帕夏

Passover　逾越節

Patrician　大公

Patriot Earl of Leicester　萊徹斯特伯爵

Patri-passians　「戀父者」

Patroclus　帕特克羅斯

Paulinus　保利努斯

Pausanias　保薩尼阿斯

Peleus　帕琉斯

Peloponnesian　伯羅奔尼撒

Pelops　珀羅普斯

Pentecost　聖靈降臨節

Pera　佩拉

Pericles　伯利克裡

Perpignan　佩皮尼昂

Pertinax　佩爾蒂納克斯

Petavius　佩塔維烏斯

Petovio　佩托維奧

Phaedra　菲德拉

Phalaris　法拉裡斯

Phasis　費西斯

Phidias　菲迪亞斯

Philagrius　費拉格利烏斯

Philip　菲利普

Philippopolis　普波利斯

Philostorgius　斐洛斯托傑斯

Phrygia　弗裡吉亞

Pilate　彼拉多

Piso　皮索

Plautus　普勞圖斯

Pliny　普林尼

Plutarch　普魯塔克

Pocock Edward　波卡克

Poitiers　普瓦提埃

Pola　波拉

Pollio　波利奧

Pollux　波盧克斯

Pontica　龐梯卡

Pontus　本都

Porch　畫廊學派

Porphyrians　波菲利派

Porphyrius Optatianus　波菲裡烏斯·奧帕塔提阿努斯

Praepositus or Praefect of the Sacred Bedchamber　侍寢大臣

Praxeas　普拉克西阿斯

Proconnesus　普羅科納蘇斯

prope ad stultitiam simplicissimus　腦袋單純的笨蛋

Propontis　普羅蓬提斯海峽

Protector　衛國勇士

Prudentius Clemens Aurdius　普魯登提烏斯

Prusa　普魯薩

Ptolemais　托勒密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普布裡烏斯·西庇阿

Punic　布匿

Pyrrhic　皮瑞克

Quadi　誇迪人

Quadriburgium　誇德裡布吉姆

Quaestion　審判委員會

Quaestor　財務官

Quintus Seo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　德爾圖良

Raynal Guillaume Thomas　雷納爾

Razias　拉濟阿斯

Rhoetean　羅提安海峽

Rhoeteum　羅提姆

Rimini　裡米尼

Rogatians　祈禱派

Rousillon　魯西永

Sabellius　撒伯裡烏

Sabinian　薩比尼安

Salians　薩利安人

Sallust Giaus Sallustius Crispus　薩路斯特

Samarkand　撒馬爾罕

Samosata　薩莫薩塔

Samson　參孫

Samuel　撒母耳

Saone　索恩

Sapor　沙普爾

Sardica　撒爾底迦

Sarmatians　薩爾馬提亞人

Sarmaticus　薩爾馬提庫斯

Sarus　薩魯斯

Sassan　薩珊

Save　薩沃河

Saverne　薩韋爾納

Scamander　斯卡曼德河

Scaurus　斯考魯斯

Scepsis　賽普西斯

Schenk　謝訥克

Scipio　西庇阿

Scudilo　斯庫底洛

Scutari　斯庫塔裡

Scythian　西徐亞人

Sebastian　巴斯蒂安

Segestans　塞格斯坦人

Seleucia　塞琉西亞

Seleucides　塞琉西王朝

Seleucus　塞琉古

Senacherib　塞納契裡布人

Sennacherib　西拿基立

Sens　桑斯

Sergius　塞爾吉烏斯

Sertorius　塞多留

Severus　塞維魯

Sextus Rufus　塞克斯特斯·魯弗斯

Shiraz　設拉子

Sidney　錫德尼

Sidonius Apollinaris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

Sigean　西格安

Silarus　錫拉魯斯

Simois　西摩伊斯

Simon Maccabee　西門·馬加比

Simplicius　辛普利修斯

Singara　辛格拉

Sirmium　西米烏姆

Siscia　錫斯西亞

Socrates　蘇格拉底

Soissons　蘇瓦松

Sopater　索帕特

Sophia　索非亞

Sorbonne　索博納

Sozomen　索地曼

Spamheim Ezechiel　施潘海姆

Spectabiles　德高望重者

Sphacteria　斯法提裡亞

Spires　斯皮爾斯

St. Augustin　聖奧古斯丁

St. Gregory　聖格列高利

St. Theonas　聖提奧納斯

St.Acacius　聖阿卡西烏斯

St.Athanasius　聖阿塔納修斯

St.Austin　聖奧斯丁

St.Basil　聖巴西爾

St.John Lateram　聖約翰·拉特蘭

St.Sophia　聖索菲亞

stadia　斯達底亞

Strabo　斯特拉博

Strasburgh　斯特拉斯堡

Strymon　斯特裡蒙河

Suidas　蘇伊達斯

Sultan Soliman　蘇萊曼蘇丹

Superindiction　超量財產估值

Surmar　提爾馬爾

Sybilline　西比萊

Sylla　蘇拉

Sylvanus　西爾瓦努斯

Symmachus　西曼庫斯

Synesius　辛尼修斯

Syrianus　敘利阿努斯

Tabenne　塔本涅

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塔西佗

Taifalae　泰法勒人

Tamerlane　帖木兒

Tamsapor　塔馬沙普爾

Tanais　塔內斯河

Tarquins　塔昆文

Tarragonese　塔拉戈尼斯

Tartalus　塔塔盧斯

Tauric　陶裡卡

Taurus　托魯斯

Tecrit　特克里特

Teyss　蒂薩

Thair　提爾

Thapsacus　泰普薩庫斯

The Column of Pompey　龐培之柱

Thebais　蒂巴伊斯

Thebes　底比斯

Theodore　狄奧多爾

Theodoret　狄奧多里特

Theodoric　狄奧多里克

Theodosius　狄奧多西

Theophanes　賽奧法尼斯

Theophilus　提奧菲盧斯

Thessalonica　帖撒洛尼卡

Thessaly　色薩利

Thetis　忒提斯

Theusus　提修斯

Thevenot Jean de　泰弗諾

Thomassin　托馬森

Thracian Bosphorus　博斯普魯斯海峽

Tiberius　提比略

Tibullus　蒂布盧斯

Tillmont Louis Sebastian le Naia de　蒂爾蒙特

Timaeus　《蒂邁歐篇》

Tingitania　廷吉塔尼亞

Tiridates　提裡達特斯

Titus　提圖斯

Tollius　托利烏斯

Tongres　通格裡

Tournefort Joseph Pittonde　圖內福爾

Tours　圖爾

Towers of Oblivion　遺忘之塔

Toxandri　托克森德裡

Toxandria　托克薩德裡亞

Treasurer of the Private Estate　內務大臣

Trent　特倫特

Treves　特裡夫

Tricesimae　崔西森米

Tritheists　三神論

Troy　特洛伊

Tyana　台納

Tyber　台伯河

Tyre　提爾

Ulpian　烏爾比安

Ulu Dag　烏魯·達格

Upper Rhine　上萊茵

Ursacius　烏爾薩西烏斯

Ursicinus　烏爾希西努斯

Vahal　瓦哈爾

Valens　瓦倫斯

Valentinian　瓦倫提尼安

Valentinians　瓦倫提尼安派

Valerius Messalla　瓦列裡烏斯·墨薩拉雷

Vercellae　韋爾切利

Verona　維羅納

Verres　韋雷斯

Vertae　維爾泰伊

Vespasian　韋斯巴薌

Vetranio　維特拉尼奧

Vicars or Vice-praefects　統領代表

Vienna　維埃那

Viminiacum　維米尼阿庫姆

Vincentius Lirinensis　文森提烏斯·利裡尼西斯

Vindes　溫德克斯

Vindobana　文多博納

Virgil　維吉爾

Virgin Mother of God　聖母瑪利亞

Virtha　維爾塔

Vistula　維斯圖拉

Vizirs　首相

Volga　伏爾加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伏爾泰

Voluptarium Otium　享福的退休者

William　威廉

Winchester　溫切斯特

Wisumar　威蘇馬耳

Worms　沃爾梅斯

Xenophon　色諾芬

Xerxes　薛西斯

Zero　芝諾

Zeuxippus　宙克西普斯

Zizais　齊扎伊斯

Zonaras　佐納拉斯

Zosimus　佐西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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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個人成長


多年以來，千千萬萬有經驗的讀者，都會定期查看熊貓君家的最新書目，挑選滿足自己成長需求的新書。

讀客圖書以「激發個人成長」為使命，在以下三個方面為您精選優質圖書：


1、精神成長


熊貓君家精彩絕倫的小說文庫和人文類圖書，幫助你成為永遠充滿夢想、勇氣和愛的人!


2、知識結構成長


熊貓君家的歷史類、社科類圖書，幫助你瞭解從宇宙誕生、文明演變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長


熊貓君家的經管類、家教類圖書，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減少人生中的煩惱。

每一本讀客圖書都輕鬆好讀，精彩絕倫，充滿無窮閱讀樂趣!


認準讀客熊貓


讀客所有圖書，在書脊、腰封、封底和前後勒口都有「讀客熊貓」標誌。


兩步幫你快速找到讀客圖書



1、找讀客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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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黑白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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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利比阿(200B.C.—118B.C.，希臘歷史學家，著有《羅馬共和國時代的史籍》)提到拜占庭的和平經常受到破壞，由於野蠻的色雷斯人入侵，原來的區域日益縮小。


[2]
 　被稱為海神之子的航海家拜扎斯，在公元前656年為城市奠基，追隨的人員來自阿爾戈斯和邁加拉，拜占庭後來為斯巴達將領保薩尼阿斯所重建，且率軍在此據守。有關拜占庭對抗比提尼亞國王、高盧人菲利普的戰爭，我們不相信真有其事，但出生在這個壯麗城市的古代作家獲得偉大的聲名之前，就運用奉承和虛構的手法，寫出這段歷史。


[3]
 　[譯注]指伊阿宋率領英雄好漢搭乘阿爾戈號帆船前往卡爾基斯尋找金羊毛的傳奇，後來產生許多悲歡離合的故事。


[4]
 　勒·克拉克(1657—1736A.D.，亞美尼亞學者和東方學家)欣然加以推測，他認為那些所謂的怪物不過是蝗蟲而已，敘利亞人和腓尼基人都用這個名字來稱呼那種昆蟲。大群蝗蟲飛行時產生噪聲，毀損農作物，而且死後會有惡臭，直到刮起北風將它們吹到海裡，神話所描寫的狀況都與事實相近。


[5]
 　阿密庫斯的居所在亞細亞，位於新、舊城堡之間，地名為勞魯斯·因撒那。菲紐斯住在歐洲，位於黑海，靠近名叫毛洛摩的村落。


[6]
 　海面有幾處尖銳的岩石，在海浪中起伏顯現，船隻經常會不注意撞上去。目前有兩個小島，分別靠近歐亞兩洲的海岸，在歐洲這邊因龐培之柱而聞名於世。


[7]
 　在古代測量的距離是120個斯達底亞，合15羅馬裡(1羅馬裡等於0.93英里)，是從新城堡的位置算起，但是現在把海峽一直延伸到卡爾西頓。


[8]
 　[譯注]塞拉比斯是埃及的地下之神或冥神，在羅馬帝國受到很普遍的崇拜，建立了很多廟宇。


[9]
 　[譯注]穆罕默德二世(1430—1481A.D.)外號「征服者」，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穆拉德二世的兒子，1451年接位，精明幹練，殘忍嚴苛，1453年5月率領大軍攻取君士坦丁堡，其統治時期是伊斯蘭教聲勢最盛的時代。


[10]
 　希臘帝國時代，這些城堡用來作為國家監獄，得到萊西這個恐怖的稱呼，意為「遺忘之塔」。


[11]
 　大流士把屬國的名字和陸海軍的驚人兵力數量，用希臘文和敘利亞文銘刻在兩根大理石柱上。後來拜占庭人把石柱運進城內，用來作為城市保護神的祭壇。


[12]
 　這個尖角已經逐漸消失，也可以這麼說，海港的深處大部分都已經淤塞。


[13]
 　鐵鏈在衛城這端，也就是現在的基奧斯克，一直橫過海港，連接到蓋拉塔所建高塔上，同時在適當的距離用堆積的大木塊加以支撐。


[14]
 　[譯注]奧林匹斯山有兩處，一處在小亞細亞，即今土耳其的烏盧·達格山，高2543米；另一處在希臘北部，是全世界知名的聖山，高2917米。本書所提的奧林匹斯山是指前一處。


[15]
 　希羅多德(484B.C.—430B.C.，古希臘歷史學家，被稱為「歷史學之父」，他的著作《歷史》是西方第一部歷史巨著)在敘述黑海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時，都用斯達底亞來表示距離，事實上並不正確。斯達底亞是古希臘的長度單位，約為607~738英尺。


[16]
 　[譯注]勒安得耳是傳說中的希臘青年，每夜泅渡赫勒斯滂海峽與情人相會，後遭淹死，女友是女祭司希羅，亦投海自盡。


[17]
 　參閱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七卷，憑著這部作品，他為自己和國家建立起不朽的聲名。書中所敘述的內容一般都很正確，但是，無論是波斯人還是希臘人，基於虛榮心作祟，都會過分炫耀自己的兵力，同時誇大勝利的成果。我認為無論如何，入侵的波斯人兵員再多，也不可能超過要攻擊國家的總人口數。


[18]
 　[譯注]奧爾甫斯是希臘神話中的詩人和歌手，善彈七絃琴，能使猛獸俯首。


[19]
 　塞普西斯的德米特裡烏斯就荷馬(約公元前9至前8世紀，古希臘吟遊詩人，著有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三十行編目，寫出六十冊書；斯特拉博(64B.C.—23 A.D.，古希臘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所寫第十三冊，可以滿足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需求。


[20]
 　[譯注]阿伽門農是邁錫尼國王，也是斯巴達國王墨涅拉俄斯之兄，希臘最美的女人海倫是其弟媳，她被特洛伊王子帕裡斯拐走，引起長達十年的特洛伊戰爭。希臘聯軍由阿伽門農出任統帥，戰後返國為妻子及情人所謀害。


[21]
 　[譯注]阿喀琉斯是帕琉斯和忒提斯之子，出生後被母親抓住腳踝浸入冥河，以致全身除腳踝外刀槍不入，是希臘最著名的勇士，在特洛伊戰爭中被特洛伊王子帕裡斯射中腳跟，戰死在城外；邁米登人就是色薩利人，當地的騎兵訓練最佳，忠心耿耿追隨阿喀琉斯，萬死不辭。


[22]
 　[譯注]埃阿斯是僅次於阿喀琉斯的勇士，阿喀琉斯戰死後，他的甲冑給了尤利西斯，埃阿斯憤而自殺。


[23]
 　[譯注]約夫是朱庇特降臨世間的稱呼；赫克托耳是特洛伊國王普裡阿摩斯的長子，他殺了希臘大將帕特洛克羅斯，阿喀琉斯為友報仇將他殺死。


[24]
 　對船隻的處理是將他們拖上岸來，至於埃阿斯和阿喀琉斯設置的崗哨，荷馬敘述得非常清楚。


[25]
 　在不同種類的魚獲當中，以金槍魚最為出名，我們從波利比阿、斯特拉博和塔西佗(Tacitus,Publius Cornelius,55—120 A.D.，羅馬元老院議員，執政官和行省總督，著有《歷史》和《編年史》，記述羅馬帝國的初期史實)的作品中，得知拜占庭的稅收主要來自漁業。


[26]
 　希臘人賽奧法尼斯(752—818A.D.，神父，教士，神學家和教會編年史家)、錫德雷努斯(11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以及亞歷山大裡亞編年史的作者，局限於含混籠統而且全憑想像的表達方式。為獲得更特別而且更深入的看法，我們不得不求助於拉丁文作家，像是瑪姆斯伯裡的威廉(死於1143年的英國歷史學家)。


[27]
 　這些遷移者在典禮舉行時挖一個洞，每人把從出生地帶來的一抷泥土放進去，象徵他們在此成立新的家園。


[28]
 　[譯注]斯達底亞是古希臘的長度單位，約為607—738英尺。


[29]
 　狄奧多西在公元431年修築一道新城牆，到公元447年被地震摧毀，經過統領居魯士三個月的努力全部重建，到赫拉克利烏斯在位時，首次把城郊的布拉契尼併入城區之內。


[30]
 　在《職官志》裡記載的長度是14075尺，單位很可能是希臘尺，丹維爾曾經換算出與英尺的比例。很多作者提到聖索菲亞教堂的高度是78哈希麥特腕尺，相當於180英尺，也就是說每腕尺等於法國的27寸。


[31]
 　做事認真的泰弗諾(1633—1667A.D.，法國旅行家)，用步行測量三角形的兩個邊，就是從基奧克斯的後宮走到七座塔，花費時間是1小時45分鐘。丹維爾很仔細地查證，認為按照這樣的計算，整個城市的周長大約是10—12英里。圖內福爾(1656—1708 A.D.，法國旅行家和古物學家)的估算太誇大，沒有將斯庫塔裡包括在內，就有30—34英里，這種說法沒有根據，有違他平素做學問的原則，倒是令人覺得奇怪。


[32]
 　查士丁尼為美化市容，種植很多樹木，用成列的無花果樹將城市劃分為十三個區。佩拉和加拉塔位於北面郊區，最初佩拉的意義是「袋子」，這跟它的地勢有關，一看就清楚，至於加拉塔的取名就不知道含義何在了。


[33]
 　整個長度是111個斯達底亞，每一希臘裡是七個斯達底亞，合660法國腕尺(每一法國腕尺等於1.95米或6.4英尺)，但有時算為600腕尺。


[34]
 　古籍裡提到巴比倫和底比斯的大小都很清楚，並沒有誇大而且計算準確。這兩座歷史上的偉大城市，巴比倫的周長是25英里，底比斯有30英里。


[35]
 　若將君士坦丁堡和巴黎做比較，用50個法國腕尺平方作為1面積單位(1腕尺等於1.95米，所以50個腕尺平方，約是100平方米，相當於1公頃的面積)，君士坦丁堡有850個面積單位，而巴黎有1160個面積單位。


[36]
 　金額相當於6萬磅重量的黃金，是從科迪努斯那裡得知費用的總額，但是作者的名聲不佳，除非資料來源沒有問題，否則憑他對古代計算方式的不熟悉，很難令人相信這個數據會很正確。


[37]
 　這個法規是在公元334年頒布，傳送給意大利一體遵行，轄區包括阿非利加在內。戈德弗羅伊(1587—1652A.D.，法國歷史學家和法學家，曾編纂《狄奧多西法典》)對這方面做過研究，他的評述可以用來參考。


[38]
 　[譯注]伯裡克利和亞歷山大的時代相當於公元前5世紀和公元前4世紀，希臘的文治和武功均已達巔峰。馬克思說：「希臘內部極盛的時期是伯裡克利時代，外部極盛時期是亞歷山大時代。」


[39]
 　[譯注]菲迪亞斯(490B.C.—430B.C.)是希臘的雅典雕刻家，在古代極負盛名，平生代表作以衛城的三座雅典娜神像以及奧林匹克神廟的宙斯像最為出色，現無作品傳世。利西波斯為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雕刻家，作品以大理石為主，人物雕像體態修長，富於視覺效果，除仿製品外無原件留存。


[40]
 　他曾經描述過這些雕像，對荷馬的半身像更是抱著欣賞的態度，可以看出，錫德雷努斯在模仿前代的風格，要創造出更幸福的時代。


[41]
 　[譯注]德謨斯提尼(384B.C.—322B.C.)是雅典雄辯家和民主派政治家，反對馬其頓入侵希臘，發表《斥腓力》等演說，終因當時要組成希臘聯軍擊滅波斯，使得他對抗專制極權的努力失敗，隨後他自殺身亡。


[42]
 　[編注]這裡的「日神」指「光明之神」，即阿波羅，太陽神則是赫利俄斯，人們常常把他們倆搞混。


[43]
 　身為神聖遺跡的管理人，若知道下列證據很可疑，一定會感到高興。(1)最早獻祭用的三足青銅鼎和圓柱，陳設在德爾斐神廟，這點從希羅多德到保薩尼阿斯(143 B.C.—76 B.C.，希臘旅行家及地理學家)，都曾證實過。(2)異教徒佐西穆斯和歐西比烏斯(公元4世紀，愷撒裡亞主教，歷史學家及辯論家)、蘇格拉底(380—450 A.D.，拜占庭教會歷史學家)、索德曼(400—450A.D.，希臘律師及教會歷史學家)這三位教會歷史學家一致同意，是君士坦丁下令將德爾斐神廟的神聖裝飾搬到君士坦丁堡，並提到放在橢圓形競技場的盤蛇石柱。(3)所有歐洲遊客到君士坦丁堡遊歷，從布翁德蒙特到波卡克(1604—1691A.D.，英國東方學者)，他們參觀的地方和描述方式都大同小異，不同之處是因為土耳其人造成的破壞。穆罕默德二世用戰斧，把盤蛇石柱上一條蛇的下顎砍掉。


[44]
 　拉丁文Cochlea意為「螺旋」，希臘人指稱「螺旋樓梯」，拜占庭歷史裡常提到。


[45]
 　這裡有地形上的三個要點，可指出皇宮位置：(1)從橢圓形競技場(或稱為阿特梅丹)到皇宮，有一條樓梯連接；(2)在普羅蓬提斯海邊建築一個人工港，經過一段大理石階梯，可走上皇宮花園；(3)奧古斯提姆是面積廣闊的外廷，有一邊據有整個皇宮的正面，另一邊鄰接聖索菲亞教堂。


[46]
 　宙克西普斯是朱庇特的稱號，此浴場位於拜占庭的老舊市區。迪康熱(1610—1688 A.D.，法國東方學者和語言學家)認為指出真正位置並不難，從歷史上的事件來看，浴場與聖索菲亞大教堂和皇宮都有關聯。但班杜裡有不同看法，他認為若按照最早的計劃，浴場位於城市另一邊，靠近港口。


[47]
 　羅馬的大型建築經統計有1780座，使用的拉丁文是domus，一般是指富麗堂皇的大廈；君士坦丁堡也沒有將寓所和住宅算在裡面。舊都城有424條街道，新都城有324條。


[48]
 　現代希臘人非常奇怪，對古老的君士坦丁堡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我們對土耳其和阿拉伯作家的錯誤可以原諒，但希臘作家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他們的語言裡就保存著很多可靠的史料，但是他們寧願道聽途說，受傳統的擺佈，也不肯面對真正的史實。科迪努斯的作品中，僅僅1頁，就可以找出12個不可原諒的謬誤，像是塞維魯和尼格爾的和解、他們子女之間的婚姻、馬其頓人圍攻拜占庭，以及高盧人入侵、將塞維魯召回羅馬等等，而且從塞維魯去世到君士坦丁堡奠基，其間有60年的歷史沒有交代。


[49]
 　科迪努斯說，君士坦丁比照自己在羅馬的宮殿，為元老院議員構建住屋，他們在驚喜之餘真是感恩不盡。事實上這些都是虛構的故事，而且內容前後矛盾。


[50]
 　這是蘇格拉底一廂情願的說法，每天定量配發糧食的人數高達8萬人。根據瓦列西烏斯的翻譯，所說的糧食可能是穀物，要是說成麵包也沒有錯。


[51]
 　[譯注]阿非利加努斯·西庇阿是普布裡烏斯·西庇阿的兒子，公元前202年在扎瑪會戰中擊敗漢尼拔，摧毀迦太基，使得阿非利加成為羅馬帝國的行省，與西西里同是供應羅馬人民的谷庫，由於糧食不致匱乏，才能爭雄天下。


[52]
 　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區域，在《查士丁尼法典》提過，狄奧多西二世的《職官志》也有詳盡說明。但十四個區中最後四個，並沒有包括在君士坦丁所建的城牆之內，所以城市的劃分，是否歸功於奠基者的高瞻遠矚，這點令人感到懷疑。


[53]
 　在尤里安的第十一封書信中，提到元老院議員的職務，不是榮譽而是一種負擔。布萊特裡(1696—1772A.D.，約翰遜教派神父)認為他在信件中所說的狀況，不是指君士坦丁堡。


[54]
 　尤里安為君士坦丁堡感到慶幸，因為它的地位不如羅馬，所以沒有在帝國的城市中位居榜首，免除樹大招風之危，當代人認為他的話確是執平之論。等到狄奧多西的兩子將帝國分治以後，東帝國日益繁盛，佐西穆斯、蘇格拉底和索佐曼誇耀新都和舊都已成平分秋色的局面。


[55]
 　錫德雷努斯和佐納拉斯(11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推崇當時流行的迷信方式，我們因此知道，君士坦丁堡名義上被奉獻給無垢聖母瑪麗亞。


[56]
 　在《亞歷山大裡亞編年史》中，對於這種很特殊的典禮儀式，很早就有詳盡的記載。蒂爾蒙特(1637—1698A.D.，法國教會歷史學家)對異教風氣的蔓延感到不滿，認為在基督教君王的統治下，不應有這種狀況發生。君士坦丁的友人覺得此風不可長，但是他們沒有權利不予記錄。


[57]
 　現存君士坦丁頒發的獎章上，可以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名字。


[58]
 　豐特內勒用鮮明的筆調，經常嘲笑人類好大喜功的虛榮心，君士坦丁的遭遇似乎讓他感到高興，原來使用「君士坦丁堡」這個名字，好建立萬世不朽的基業，現在改為平民化的稱呼伊斯坦布爾，這是土耳其人對希臘語誤解所致，但是在很多方面仍舊沿用原來的稱謂，比如，(1)歐洲各國；(2)現代希臘人；(3)阿拉伯人的著作，隨著在非洲和亞洲所征服的地區，散佈到很廣的範圍；(4)一般有知識的土耳其人，就是皇帝在公佈的敕令中還是照舊使用。


[59]
 　《狄奧多西法典》在公元438年頒布。


[60]
 　[譯注]《職官志》登錄羅馬帝國所有民政和軍事的職務以及任職者的姓名資料，現在留下的原始文件有1551份，涵蓋的時間是4世紀中葉和5世紀，是研究當時政府組織的最好史料。


[61]
 　潘奇羅盧斯在立論精闢的著述中指出，《職官志》與《狄奧多西法典》好像在同個時期頒行，也就是438年，但是證據很薄弱，只能算是臆測之詞。就我個人的看法，這部辭書完成的時間，是在帝國最後分治的395年，以及蠻族入侵高盧的407年之間。


[62]
 　格拉提安皇帝把瓦倫提尼安視為神聖的父皇，非常肯定他發佈《官階尊榮法》的功績，保證要貫徹執行。


[63]
 　在安東尼皇朝統治期間所編纂的《法典全書》，元老院議員合法的稱呼是「克拉裡西穆斯」，它的含義是世家子弟。


[64]
 　我沒有提到兩種地位較低的階級，就是Perfectissimus和Egregius，可以賜給還未獲得議員身份的任何人士。


[65]
 　根據品秩官階的有關規定，事無鉅細都要獲得皇帝的首肯，包括詳盡的例證和冗長的說明，由權責部門按規定辦理。


[66]
 　歐頌(310—395A.D.，羅馬詩人)對此毫無價值的題材進行了詳盡敘述，可說一無是處。但這個題材倒是馬梅提烏斯(公元4世紀，羅馬官員，《尤里安頌辭集》編者)費了一番心血才提出來的。


[67]
 　從卡魯斯即位到霍諾留的第六任執政官就職，經過了120年，這期間，每年的1月1日，皇帝幾乎都不會在羅馬主持執政官的任職大典。


[68]
 　[譯注]扈從校尉擔任執政官和有軍事指揮權的將領的護衛，攜帶權標和斧頭，象徵有打殺的權力。扈從的人有12員，因為早期的伊特拉斯坎有12個城市，每城派遣一位執法官為執政官服務。


[69]
 　[譯注]布魯圖斯(85B.C.—42B.C.)是羅馬政治家，刺殺愷撒的主謀，之後逃往希臘，集結軍隊對抗屋大維和安東尼，腓力比會戰(42B.C.)敗後自殺。


[70]
 　克勞狄安對於新任執政官所舉辦的表演，像賽車場、劇院和競技場的各種節目，不僅生動且極盡幻想之能事加以描述，角鬥士殘酷的搏命死鬥受到禁止。


[71]
 　後來會有提升執政官職權的想法，主要來自尤里安在君士坦提烏斯充滿奴性的宮廷裡對大家所發表的演說。


[72]
 　《十二銅表法》禁止貴族和平民的近親結婚，但是法律敵不過習俗，基於親情就是有嚴格的規定還是沒用。(譯者註：羅馬人所謂的近親包括親兄妹、堂兄妹和姑表兄妹，然而愷撒就是與姑母之女結婚。)


[73]
 　[譯注]羅馬共和國時代，在意大利投效的部族和建立殖民地的過程中，領袖和屬下之間，產生庇主和部從的關係，相互之間有正式的權利和義務，這是穩定社會的主要力量，等到帝國時代逐漸瓦解。


[74]
 　[譯注]羅馬自古以來區分為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所有的軍國大權為貴族掌有，引起平民的不滿，在歷史上發生三次大規模的平民脫離事件。第一次是公元前494年，事後羅馬設置保民官，保障平民權益，經由平民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一年，共有十員，有否決權，可以推翻各級官吏的命令和法案。


[75]
 　薩路斯特(86 B.C.—35 B.C.，羅馬史學家)生動敘述了朱古達戰爭中貴族驕縱的氣焰。就是很有修養的梅泰盧斯，也認為他的部將馬略並沒有立下蓋世功勳，對於元老院竟將他擢以執政官的高位，感到無法忍受。然而200年以前，梅泰利家族混雜在羅馬平民之中，從家姓凱基利烏斯的語意可以得知，高傲貴族的先世不過是軍中的小販。


[76]
 　在羅馬開城800年時(大約是公元47年)，古老貴族世家留存不多，連愷撒和奧古斯都分封的新貴，也開始走向沒落。斯考魯斯的家族(是埃米利Aemilli家族的一個分支)已衰敗到窮途末路，他的父親是木炭商，只有10個奴隸，財產不到300鎊，靠著兒子斯考魯斯建立軍功，才使得整個家族又興旺起來。


[77]
 　阿格裡科拉功勳蓋世而又志行高潔，被韋斯巴薌皇帝封為貴族，獲得列身羅馬古老世家的殊榮，然而他的先世至多不過是騎士階級。


[78]
 　卡索邦(1559—1614 A.D.，古典文學家和神學家)迫得奧勒利烏斯·維克多(320—389 A.D.，歷史學家)承認這件事，說是韋斯巴薌曾經新封1000個貴族。像這樣誇張的數字很難讓人相信，因為整個元老院階層的人數也沒有這麼多，除非把羅馬的騎士也包括在內，他們與元老院議員的區別在於所穿的長袍有紅邊。


[79]
 　查士丁尼在帝國的財政極為拮据時，還在阿非利加設置一位禁衛軍統領，他的薪給高達每年100磅黃金。


[80]
 　我們要想瞭解羅馬帝國的高階職位狀況，可以參閱潘奇羅盧斯和戈德弗羅伊的有關著作，他們搜集很多史料和法規，融會貫通以後，歸納出極為精闢的論點。


[81]
 　墨薩拉雷的名聲為舉世所譽，還不足以盡言其所建的功勳。他在青年時代經西塞羅介紹，與布魯圖斯建立深厚的友情，獻身共和國的大業。直到腓力比之役戰敗，受到戰勝者的寬恕，不計前嫌加以提攜和任用，在奧古斯都宮廷裡發揮長才，擢升高位。墨薩拉雷的武功是平服阿基坦，獲得凱旋式的殊榮，而在辯才方面更要與西塞羅一爭高下。他精通文學和藝術，願意支助富於才華的人士，在晚年經常與賀拉斯探討哲學問題，也在餐桌上與德麗婭和蒂布盧斯月旦人物，鼓勵年輕的詩人奧維德寫出第一流的作品。


[82]
 　[譯注]羅馬的騎士階層為處於平民和貴族之間的社會階級，完全以財產為準，由監察官核定，在百人隊大會中擁有十八個百人隊。


[83]
 　費利克斯·康特羅裡烏斯就這一方面寫出見解獨到的論文，讓我們獲益不淺；此外，《狄奧多西法典》第十四卷，對於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詳盡敘述很多細節的部分。


[84]
 　[譯注]奧古斯都時代，行省區分為直屬皇帝和元老院代管兩種，其中亞細亞、希臘(亞該亞)和阿非利加，由元老院派出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比起皇帝以將領代行統治的行省，享有更大的殊榮和更高的地位。


[85]
 　[譯注]本書提到13個大行政區，實際上埃及應包括在東方行政區以內，所以是12個大行政區。要是按照公元314年的行政區劃分，4個禁衛軍統領的管轄地區應該是：高盧統領轄有不列顛、高盧、維尼西斯和西班牙4個大行政區；意大利統領轄有意大利、阿非利加和潘諾尼亞3個大行政區；伊利裡亞統領轄有梅西亞和色雷西亞2個大行政區；東方統領轄有阿西阿納、龐梯卡和東方3個大行政區。


[86]
 　歐納比烏斯(345—420A.D.，希臘修辭學家和宮廷史官)很肯定地表示，亞細亞總督(代行執政官頭銜)地位非常特殊，不受統領的管轄。要是我們瞭解這點，那麼說到副統領的統治權，更無法讓他接受。


[87]
 　阿非利加總督(代行執政官頭銜)的屬下有400名各級執法人員，全部都有很高的薪資，由國庫或行省支付。


[88]
 　[譯注]從帝國時期起，埃及的治理便異於其他行省，奧古斯都直接派遣騎士階級人士擔任行政長官，因皇帝把埃及視為私產，所以不設總督，位階較低更好控制，一則埃及最為富裕，直接掌握取用方便，再則為屋大維直接得自女皇克莉奧帕特拉。


[89]
 　意大利有位副統領駐守羅馬，他的統治地區是城市100英里之內，還是延伸到意大利南部的10個行省，這個問題倒是引起了一些爭論。


[90]
 　備受讚譽的烏爾比安寫出很多法學著作，現有的十卷作品中，有一本提到代行執政官頭銜出任總督(這些行省通常劃分給元老院管轄，總督由元老院派出，與皇帝直轄的行省有所區別，主要地區是阿非利加、亞該亞和亞細亞)這個職位就所授予的權責在主要的法律條款方面，與其他行省的總督並沒有差別。


[91]
 　其他官員的罰鍰額度：各行省的省長或行政長官只有2個盎司；副統領是3個盎司；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東部地區的伯爵、埃及的行政長官是6個盎司。


[92]
 　[譯注]我國古代自漢唐以來，規定地方官不得在本鄉本土任職，尤其是明清兩朝要求更為嚴格，可見為加強監察和懲治不法，無論中外做法大致相通。


[93]
 　芝諾曾立法規定，總督卸任後要留在行省50天，用來答覆各項指控。


[94]
 　貝裡圖斯的學校，辦理得斐然有成，使東部地區能保存羅馬的語文和法律，從3世紀延長到6世紀中葉。


[95]
 　我在前面曾經探討佩爾蒂納克斯的經歷和陞遷過程，現在將馬利烏斯·狄奧多魯斯的各項文官職位提出說明：(1)他的辯才出眾，在禁衛軍統領的法庭獲得律師和辯護士的職務；(2)負責治理阿非利加一個行省，擔任省長或是行政長官，因為治理有方，得到建立銅像的殊榮；(3)指派為治理馬其頓的副統領；(4)出任財務官；(5)出任神聖賜賞伯爵；(6)派任高盧禁衛軍統領，這時他的表現像年輕人那樣積極進取；(7)受到罷黜以後，曾經隱退很多年(受到詩人馬尼利烏斯的批評和指責，帶來很大的困擾)，全心用來研究希臘哲學，到公元397年任命為意大利的禁衛軍統領；(8)仍舊擔任最高階職位，公元399年封為帝國西部的執政官，宦官優特羅皮烏斯是他的同僚，因為醜聞去職，所以紀年和簽署只有他一個人的名字；(9)公元408年第二度擔任意大利的禁衛軍統領。雖然他也要花錢請克勞狄安寫頌詞，但是憑著非常罕見的筆法，說他與西曼庫斯和聖奧古斯丁都能保持親密友誼，以此就可看出馬利烏斯·狄奧多魯斯的不同凡響，確是當代偉大人物。


[96]
 　西塞羅以代行執政官頭銜出任西裡西亞總督，他以元老院和人民的名義，對不列顛的部將授予同等的權力。


[97]
 　杜博斯神父很用心地研究過奧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各項制度，特別提到，要是奧托(Otho)在執行密謀前被處死，那麼我們現在看他就會像科爾布羅一樣，受到不白之冤。


[98]
 　雖然在史籍和法典上經常提到軍事階級的伯爵和公爵，但是我們還是要從《職官志》有關資料中，真正知道編制上的數量和職位。


[99]
 　羅馬軍隊區分為兩種不同的編組形態，無論是歷史學家、羅馬法規或者是《職官志》，都顯得諱莫如深。不過，戈德弗羅伊從《狄奧多西法典》的有關資料中，撰寫出冗長的專書以及簡縮的摘要，可以供我們參考。


[100]
 　阿米阿努斯(330—395A.D.，軍人和歷史學家)特別提到國內部隊愛好睡柔軟的床鋪，在大理石的房屋裡休息，他們的酒杯比刀劍還要來得重。


[101]
 　阿米阿努斯在敘述這場戰事時，指出兩個高盧軍團奮不顧身地對敵衝鋒，等於以卵擊石、無濟於事。(譯按：要知道共和國時期，羅馬軍隊出征，每位執政官所統率的部隊只有兩個軍團而已)


[102]
 　瓦倫提尼安把徵兵的身高標準訂在五尺七寸(約163厘米)，按照英制是五英尺四英吋半；過去的標準是五尺十寸，最好的部隊要求是六羅馬尺(還不到170厘米)。


[103]
 　在《狄奧多西法典》第七卷，可以見到「老兵」和「老兵之子」兩個稱呼，軍隊服役的年齡規定各有不同，通常從16歲到25歲。要是老兵之子服役時還帶著一匹馬，就有權進入騎兵部隊，帶來兩匹馬可以獲得某些有利的特權。


[104]
 　按照歷史學家蘇格拉底的說法，同樣是瓦倫斯皇帝在位時期，要想免除兵役，有時要付80塊金幣。


[105]
 　奧古斯都曾經下令，羅馬騎士階層的人員，要是使兩個兒子傷殘而無法服行兵役，財產全部充公，本人拍賣為奴。一位講究溫和治國的篡奪者，竟使出這樣的嚴刑峻法，也可看出當時逃避兵役的風氣。阿米阿努斯認為意大利人的柔弱和高盧人的剛強，是兩者最大的差別。然而，過了15年以後，瓦倫提尼安對高盧的統領頒布法令，凡畏戰逃亡者施以活活燒死的懲處。在伊利裡亞的逃兵數量相當多，流風所及，使行省的徵兵受到影響。


[106]
 　這些規避兵役的人被稱為老鼠，在普勞圖斯和菲斯特斯的作品中提到murcidus這個稱呼，是指那些懶惰而怯懦的人。按照阿諾比烏斯和奧古斯丁的說法，這些人會受到穆爾西亞女神的庇護。從怯懦所表示的含意來說，murcare這個字等於是「自殘」的同義語，為習於中世紀拉丁文的作者所慣用。


[107]
 　歐西比烏斯和奧勒利烏斯·維克多肯定會贊同此一說法。然而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用在年號上具名的執政官一共有32人，其中沒有一位是蠻族。就我的解釋是君主很慷慨，不會小氣到捨不得給有功將領以執政官的職位，而是這種職位毫無實權，只能聊備一格，絲毫引不起部將的興趣。


[108]
 　這可能是一種隱喻而已。帝國首位皇帝自以為長於用兵，所以把他的宮廷總管取名為營地統領，授予伯爵的位階。卡西多流斯很嚴肅地向皇帝表示，這樣一來，外國使臣能夠接受非常豐盛的皇家宴席招待，皇帝和帝國的名聲都會得到好評。


[109]
 　古特裡烏斯很詳盡地解說御前大臣的功能，以及在他屬下各級官員的職掌。雖然他認為這個官位可以追溯到安東尼時代，甚至到尼祿在位時，但是在君士坦丁統治以前的史書上，從來沒有發現過，所以他的努力毫無成效可言。


[110]
 　塔西佗提到最早的財務官是由人民選出的，那是共和國成立後64年的事；但是也有人認為，很早以前就有這個職位，每年由執政官指派，甚至更早是由國王自行任免，這種年代久遠而又含混不清的論點，曾經引起學者的爭議。


[111]
 　塔西佗認為有20個或更多數量的財務官。迪翁(150—235A.D.，羅馬行政官員和歷史學家)很委婉地提到，要是愷撒在任獨裁官時，一次指派40名財務官，那是為了便於付出大宗借款好收買人心，然而他所增加的法務官人數，在後續朝代一直保持下去。


[112]
 　年輕而沒有經驗的財務官，一般是在25歲時出任這個重要的職位。政務繁忙的奧古斯都，不讓他們管理錢財出納和國庫業務，將他們派到其他的部門。等到克勞狄在位，財務官恢復原來的職掌，後來在尼祿統治時期，終於將財務官這個職位全部革除。上面所說是在帝國任職的財務官，至於在直屬皇帝的行省，財務官受到行省財務長官的支持，更能發揮作用，所以他們也被稱為主計官。在元老院管轄的行省，一直到馬可·安東尼在位時期，還可以發現一大堆財務官。我們從烏爾比安的著作中，知道塞維魯家族當政時，行省的行政組織全部撤銷，加上後來產生的困難，每年或三年一度選舉財務官的傳統，無法實施以致自然終止。


[113]
 　帝國的繼承人有時會讓官員保住原有的職位，像是圖拉真將他的財務官和表親，托付給哈德良如同他在位時那樣加以照顧。


[114]
 　此部門有兩位主管財務的伯爵，《職官志》裡提到東部正好出了差錯。可清楚得知，當時的金庫設在倫敦，而在溫切斯特有一座女工宿舍和廠房，但不列顛還不夠資格設置鑄幣廠和軍火庫，高盧卻有3個鑄幣廠和8個軍火庫。


[115]
 　赫赫有名的貝提斯神龕，位於卡帕多細亞的科馬納，本都有個城鎮也叫科馬納，同樣設立供奉貝提斯的廟宇，等於是前者的分身。德斯·布羅斯當時出任省長，他認為兩個科馬納城鎮膜拜的神祇都是貝提斯，她是東方的維納斯，也是生殖女神，實在說，她並不是戰爭女神。


[116]
 　卡帕多細亞養育的馬匹舉世聞名，戈德弗羅伊對此很感興趣，搜集古代相關資料。他提到最佳品種之一名叫帕爾馬提安，原主謀叛後，此品種馬匹被充公，養馬場位置離台納有16英里，靠近從君士坦丁堡到安條克的大道。


[117]
 　查士丁尼就是為了這個緣故，才要直接統治卡帕多細亞行省，他將此行省全權委託給所嬖倖的內侍，這名宦官原來負責管理寢宮。


[118]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在軍中多年，也不過獲得「衛國勇士」的位階。得此榮譽的軍人若列在前十名，可擔任元老院議員。


[119]
 　知名之士對於「刑求」這個問題的看法，在《法典大全》中表露無遺，很嚴格的限定只能施用於奴隸身上。


[120]
 　在反對尼祿的皮索謀叛案中，只有埃比卡裡斯一個人受到嚴刑拷問，其他人員未受任何傷害。當然，像這種例子提出來並沒有必要，但是要找出有力的案例，說是「刑求」非常普遍，倒也相當困難。


[121]
 　才智過人的烏爾比安對這個法學觀點所下的定義，看來被卡拉卡拉的宮廷所採用，而不是被亞歷山大·塞維魯的宮廷採用。


[122]
 　阿爾卡狄烏斯·查裡西烏斯是資格非常老的律師，《法典大全》引用他的觀念，認為凡是涉及謀叛案，嚴刑拷問是為法所容的正當行為。阿米阿努斯基於強烈的恐懼感，也認可這種暴君可以恃仗為惡的原則。君士坦丁的後續各帝，增訂幾種法律使得「刑求」更為有效。


[123]
 　每十五年頒布的財產估值詔書，能夠用來探索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在位時的狀況，更可追溯到君士坦丁時代。後來的教廷繼續沿用，但是把年度的開始時間，很合理地從9月1日改為1月1日。


[124]
 　《狄奧多西法典》第七卷所列的最前面的28個頭銜，都有詳盡規定，主要是與各行省的貢金有關。但除非有權力可強制徵收，否則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125]
 　整本《狄奧多西法典》對什長(在民間是里長)這個頭銜，有關的條文規定得特別詳盡，很多市民被列入這個最常見的階級，所以有192種法規涉及什長的職責和權限。


[126]
 　政府採取許多預防措施來制止官員的違法濫權，即使是徵收或購買穀物，都有規定。但是只要有人讀過西塞羅控告韋雷斯的起訴書，對於穀物的過磅、付款、驗貨和運輸，都可以從中學到貪污舞弊的手法。有些總督不識字，對於法規和案例根本沒有概念，貪贓枉法時更是毫無顧忌。


[127]
 　霍諾留皇帝在父皇死後兩個月，也就是在公元395年3月24日，刊行《狄奧多西法典》(法典成為正式的法規頒布運用，要等到公元438年，瓦倫提尼安三世即位以後)。裡面提到荒廢的田地有52.8萬餘羅馬畝，我將它換算為英制，1羅馬畝約合2.88萬個平方羅馬尺。


[128]
 　戈德弗羅伊對於「丁稅」有深入研究，他的論點受到重視，但是他解釋「丁口」這個字，認為是據以分配財產的份量，或是不動產的丈量，完全否認個人稅額財產估算值的觀念。


[129]
 　要計算君士坦丁和後續各帝的貨幣值，可以參考格裡夫斯(1602—1652A.D.，數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研究羅馬銀幣「笛納」以後所寫內容極為精闢的論文，得到以下各項原則：(1)無論是古代或現代羅馬磅，它的金衡重量單位都是5256格令，比起英國磅的5760格令，大約輕了十二分之一；(2)1磅黃金合48個奧瑞金幣，但是那個時代鑄成72塊同樣面額的小塊金幣；(3)5個奧瑞可兌換1磅白銀的法定貨幣，因而1磅黃金，按照羅馬的算法是兌換14磅8盎司的白銀，照英國的算法是13磅白銀；(4)英國1磅白銀鑄成62個先令。根據這些數字，可以知道羅馬的1磅黃金等於英國貨幣是40英鎊，而且羅馬人在計算大宗金額時，通常用黃金作單位，因此我們可以把奧瑞金幣當成法定的通貨，固定的兌換比率是11先令。


[130]
 　[譯注]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美女阿爾奇索厄的兒子，為天後赫拉所妒恨，被迫完成很多危險的工作，成為膾炙人口的「十二項功業」，其中第十項是殺死厄裡茨阿島的三頭三身怪物革律翁，把劫去的牛群送回來。


[131]
 　[譯注]赫拉克勒斯的第二件工作，是除去勒那平原上的九頭蛇海德拉，雖然頭被砍斷又會重生，最後還是死在赫拉克勒斯的神力之下。


[132]
 　[編注]指吉本生活的時代。


[133]
 　得到這樣的人口數據並不容易，是政府將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登記資料加以整理後才有的，資料現存放在巴黎「統計總局」。整個王國的年度平均出生人口，採取五年的數據(從1770年到1774年，前後兩年都包含在內)，男孩479,649人，女孩449,269人，合計928,918人。黑諾特是法國的一個省，每年出生人口是9,906人，從1773年到1776年，平均人口總數是259,097人，分析後可知，年度出生人口與總人口數的比率大約是1︰26，這樣可算出法國的總人口數，一共是24,151,868人。如果採用較保守的比率1︰25，那麼整個王國的人口是23,222,950人。從法國政府孜孜不倦的研究中(個人認為值得傚法)，我們對這個重要的題材可以獲得更正確的資料。


[134]
 　古代的統治地區包括鄰近的訥韋爾。奧頓和訥韋爾現在都是主教轄區，前者有610個教區，後者有160個教區。就行政區域劃分，勃艮第現在是法國的一個省，它的教區經統計有476個。根據十一年的出生人口登記加以分析，用1︰25的比率，可算出總人口數，再除以教區數可以得到每個教區有656人，而奧頓和訥韋爾共有770個教區。這樣就可算出埃杜伊人據有這個地區，它的人口總數是505,120人。


[135]
 　沙隆和馬孔都是主教轄區，前者有200個教區，後者有260個教區，可以得知人口總數是300,750人。這個增加的地區可以找出原因來加以證明：(1)沙隆和馬孔在早期都是埃杜伊人的統治地區，這點毫無疑問；(2)在高盧的《職官志》中，它們並未列入城市，只能算是軍事營地；(3)在第五世紀和第六世紀之前，這兩個地點未設置主教府邸。然而歐邁尼斯在所寫的《頌詞》中有段文章，成為有力的反證，使我不敢把埃杜伊人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的地盤，沿著可通航的索恩河向前延伸。


[136]
 　[譯注]羅馬共和政體的獨裁官，是一個負責處理危機的職位，基於緊急狀況或特定需要，由元老院推派，有權召集「百人連」大會，選舉下任執政官，即使護民官也不得對獨裁官行使否決權，任期通常為6個月。


[137]
 　西班牙的塔拉戈尼斯行省向克勞狄皇帝呈獻七頂金冠，高盧另外還送了700磅黃金，這是我依據利普修斯(1547—1606A.D.，學者和政治理論家)修正後的合理資料。


[138]
 　元老院議員可以免於出錢為勝利者製作金冠，因為他們並非戰敗者，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向皇帝奉獻黃金還是有這個必要。


[139]
 　狄奧多西大帝訓勉其子，有些話很值得深思，他指出羅馬的皇帝有別於帕提亞的國王，不是靠皇家血統而是憑著才德服人。


[140]
 　君士坦丁德政最主要的資料是來自優特羅皮烏斯和小維克托，兩位都是非常公正的異教徒，在他整個家族絕滅以後才記錄當時的史實。甚至就連佐西穆斯和尤里安皇帝，也都承認君士坦丁的作戰英勇和軍事功勳。


[141]
 　尤里安在當愷撒時就想嘲笑他的伯父，他那值得懷疑的言詞，得到學者如施潘海姆(1629—1710 A.D.，古典學者和作家)的證實，主要是從獎章上可得知。歐西比烏斯認為君士坦丁這樣的穿著和打扮，是為了公眾而不是因自己喜愛。但我們必須承認，愛慕虛榮的紈褲子弟，並不需要找任何借口。


[142]
 　佐西穆斯和佐納拉斯讓人以為密涅維納是君士坦丁的侍妾，但是迪康熱(1610—1688 A.D.，法國東方學家和語言學家)發揮俠義的精神，從一份頌詞中找到證據，能夠肯定她的身份。


[143]
 　迪康熱續繼佐納拉斯以後，認為漢尼拔利阿努斯的名字原來叫君士坦丁，只是不知後來為何被長兄所佔用。


[144]
 　[譯注]監察官是羅馬共和政體最尊貴的職位，共有兩位，由「百人連」大會選出，任期五年，未曾擔任過執政官者不能出任，主要職責是審查元老院議員資格，核定各種階級和財產。


[145]
 　[譯注]珀羅普斯被其父塔塔盧斯宰殺以饗眾神，受到眾神的憐憫而復活；卡第繆斯是腓尼基的王子，曾殺死巨龍而埋其齒，牙齒變成一群武士從地中躍出，相互殘殺剩下五名，追隨他建立底比斯城，引進文字。


[146]
 　拉克坦提烏斯後來之所以貧苦無依，一方面可以用來讚揚他是公正無私的哲人，也可以拿來羞辱那位毫無人性的東家。


[147]
 　這位詩人的名字是波菲裡烏斯·奧帕塔提阿努斯。


[148]
 　歐西比烏斯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為面對事實，爭辯毫無意義，這是埃法格裡烏斯(346—399 A.D.，基督教神秘主義學者)在250年以後推論出來的看法。


[149]
 　科迪努斯為了證明雕像是君士坦丁豎立，後來由於阿里烏斯的怨恨心理，才將這座像藏匿起來，在他憑想像所寫的史書中，特別假造希波呂圖斯和小希羅多德兩位證人。其實他的記載完全是空中樓閣，根本毫無價值。


[150]
 　佐西穆斯認為這是我們這時代的作品，其實憑著現代人的智慧，只要獲得古代若幹線索和暗示，就能將情節並不明顯、敘述並不完整的故事，添油加醋說得天花亂墜。


[151]
 　[譯注]密諾斯是克里特島的國王，宙斯和歐羅巴的兒子，死後成為冥府三判官之一。他的女兒菲德拉是阿提卡國王提修斯的妻子，與前妻之子希波呂圖斯調情，遭到拒絕憤而自殺，遺書說遭繼子調戲，提修斯大怒，請海神處死希波呂圖斯。


[152]
 　佐西穆斯把這件事歸之於君士坦丁死去的兩個妻子，一個是清白的福斯塔，另外那個淫婦是三位繼承人的母親。根據傑羅姆的說法，克裡斯帕斯和福斯塔的死亡，中間隔了三四年之久。老維克托很審慎地不著一詞。


[153]
 　要是福斯塔被處死，按照情理一定在宮殿內私下執行。但是演說家克裡斯托異想天開，竟說是把這位皇后赤身裸體丟在荒山曠野，讓猛獸給吃掉。


[154]
 　尤里安好像把她稱為克裡斯帕斯的母親，她可能採用那個頭銜，至少，她並不是迫害過他的仇敵。尤里安把福斯塔的命運與波斯皇后帕裡莎提斯相比，羅馬人很自然地想到這是另一位亞格裡皮娜。


[155]
 　君士坦丁以前的皇帝，都把「至尊者」當讚頌語，但這並非合法且確定的頭銜。


[156]
 　君士坦提烏斯的學習精神非常勤勉值得欽佩，但是他的想像力很遲鈍，在詩文和修辭方面的成就有限。


[157]
 　歐西比烏斯有計劃地提升君士坦丁的權勢和尊榮，對於他把羅馬帝國當作私人產業來分給兒子，全都加以肯定。至於如何劃分行省的資料，可能是來自優特羅皮烏斯和兩位維克托的著作，還有就是瓦倫西安的文集。


[158]
 　出身卑微的卡羅西魯斯是叛變的首領，也可能只能算是一場暴動。由於達爾馬提亞的處置非常機警，叛亂很快被平定，他被捕以後在塔蘇斯的市場被活活燒死。


[159]
 　保薩尼阿斯提到，雅典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廟，保存著一副薩爾馬提亞人的胸甲，好奇心很重的旅客會仔細加以檢視。


[160]
 　曾有篇論文提到有毒的標槍，通常毒液是從植物中提煉出來，但西徐亞人用毒蛇的毒液加上人血。這種狀況在人和神這兩個世界都常發生(希臘神話裡，天神使用毒物當武器非常普遍)，要是有紀律的敵人使用有毒武器，並不能說他是野蠻民族。


[161]
 　奧維德(43B.C.—17A.D.，羅馬詩人，代表作為長詩《變形記》，以及《歲時記》和《哀歌》)在七年悲慘的放逐生涯中，寫出九卷《哀歌》，除了文辭典雅，結構完整，在那種困苦的環境裡心靈到達更高的深度，而且羅馬的詩人之中除了他，再也沒人有機會見識到黑海的旅程和異鄉的景色。


[162]
 　薩爾馬提亞人的賈齊格部族定居在提比斯庫斯河的兩岸，普林尼(27—79A.D.，羅馬博物學家)在公元79年出版的《自然史》裡曾經提到過。在斯特拉斯和奧維德的時代，也就是60或70年前，他們居住的地區已經越過葛特河，到達黑海的沿岸。


[163]
 　有關汪達爾國王統治薩爾馬提亞人的假說，需要跟哥特人喬南德斯(6世紀時的哥特人歷史學家，著有《哥特史》)與君士坦丁的希臘和拉丁歷史學家的看法一致才行。也可以說，伊希多爾(560—636A.D.，聖徒，塞爾維亞主教，神學家)所居住的西班牙是在哥特人統治之下，所以把薩爾馬提亞人當作他們的敵人，而不是汪達爾人。


[164]
 　我感到很抱歉，在敘述切森尼蘇斯人的戰爭和協議時，毫不猶豫地採用《生為帝王者君士坦丁》這本書的資料，我現在發現作者是10世紀的希臘人，他對古代歷史的記載不僅混亂，而且很多是杜撰的故事。


[165]
 　歐西比烏斯在提起印度人時注意到三種狀況：(1)他們來自東邊海洋的對岸，所敘述的可能是中國的海岸，或者是印度東南部的科羅曼德爾海岸；(2)他們帶來光輝的寶石和不知名的動物；(3)國王豎立君士坦丁的雕像，臣民提出抗議，因為這樣等於承認君士坦丁具有最高的權力。


[166]
 　君士坦丁在聖使徒大教堂為自己準備神聖莊嚴的墳墓，只有歐西比烏斯對君士坦丁的生病、死亡和葬禮有完整的記錄，把君士坦丁一生最好事跡寫在第四卷。


[167]
 　古代的法律已實施了500年，廢止後仍無法根除羅馬人的成見。他們仍舊認為堂表兄妹之間的婚姻，是一種帶有血親通姦性質的亂倫。尤里安的內心基於迷信和憤恨，指責堂表兄妹之間的聯姻關係。這種禁止事項在君士坦丁死後恢復，並加強要求，但依據法理學的原則，並沒有引用到歐洲的民法和不成文法之中。


[168]
 　尤里安指控他的堂兄君士坦提烏斯犯下屠殺親人的罪行，只有他間不容髮地逃脫毒手。阿塔納修斯(293—373A.D.，聖徒、神學家、教會政治家、捍衛正統教會對抗阿里烏斯派)肯定這種說法，雖有不同理由，他還算得上是君士坦提烏斯的仇敵。佐西穆斯也提出同樣的指控。但對於優特羅皮烏斯和兩位維克托只是簡單幾句帶過。


[169]
 　6世紀的阿戈西阿斯(536—582A.D.，拜占庭詩人和歷史學家)是這些故事的作者，他在宮廷的大使館裡，經由翻譯家塞爾吉烏斯的協助，從波斯的編年史學家所摘錄的文件裡獲得很多資料。


[170]
 　塞克斯特斯·魯弗斯肯定地說，波斯人想求和但徒勞無功，因君士坦丁正準備進軍。他在這種情況下所提出的權威性說法，沒有譁眾取寵之處。但歐西比烏斯的證詞更為重要，他提到條約即使還沒批准，準備工作也已做好。


[171]
 　君士坦提烏斯在這年的作戰中，可能斬獲甚多，所以把阿迪阿貝尼庫斯·馬克西穆斯的頭銜封給自己。


[172]
 　當時的演說家提到這件事只是含糊籠統地暗示一下，亞美尼亞的歷史學家敘述非常詳盡，但是兩者之間的說法倒是很吻合。當然一般學者重視後者所提供的資料，把前者的頌詞看成可有可無。要是相信摩西的說法，安條克這個名字在前幾年出現過，但當時只是一個位階並不很高的政府官員。


[173]
 　阿米阿努斯很生動地描繪薩拉森人遊牧和掠奪的生活，從敘利亞的邊界延展到埃及的瀑布。也可以從馬爾庫斯的冒險事跡中知道，傑羅姆(聖徒、西方教會的教父、聖經學者和翻譯家)很有趣地提到當時的情況，說是從貝裡亞到埃德薩的大道上，盜賊多如牛毛。


[174]
 　[譯注]盧庫盧斯(110B.C.—56B.C.)是羅馬將領，曾任財務官、行政長官，擊退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的入侵，以生活奢華著稱於世。


[175]
 　尼西比斯現代已減少到只有150戶人家，沼澤地區生產稻米，肥沃的草原從摩提爾一直延伸到底格里斯河，覆蓋著城鎮和鄉村的遺址。


[176]
 　狄奧多爾(7世紀出生於耶路撒冷的教皇,642—649A.D.)把這樣的奇跡歸於埃德薩的主教聖詹姆斯，主要原因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他帶著羅馬皇帝的圖像來到城牆上，派遣一支蚊蚋大軍去叮咬戰象的鼻子，使一大群新來的塞納契裡布人感到非常難受。


[177]
 　尼布爾(1733—1815A.D.，德國探險家和科學家)雖承認邁多里烏斯河會漲水，他在那裡看到一座十二孔的橋樑，但很難相信怎麼把一條小溪當成寬闊的河流。當時有很多情況仍不清楚，所描述的巨大擋水工程，就讓人無法相信。


[178]
 　[譯注]阿姆河位於中亞，全長1400英里，從帕米爾高原流向鹹海。


[179]
 　這次內戰的起因和結局，敘述得雜亂無章而且矛盾百出，我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主要還是參考佐納拉斯和小維克托的觀點。小君士坦丁逝世時曾經被正式宣佈的追悼文，人們可能可以從中找出一點蛛絲馬跡，但是演說家為了審慎起見，何況他們對題材的運用品位不高，所以只是一些含糊其辭的口號。


[180]
 　君士坦斯有這種邪惡的嗜好，要不是經過公開的承認，在他兄長之下擔任高官的老維克托，也不可能用肯定的語氣加以證實。


[181]
 　這方面倒是可以相信，馬格嫩提烏斯所出生的蠻族殖民區，是君士坦提烏斯·克洛盧斯(君士坦丁的父親)在高盧所建立。馬格嫩提烏斯的行事風格，使人想起愛國者萊徹斯特伯爵，也就是名聲顯赫的蒙特福德，說服老實的英國人追隨他。雖然他是法國人，卻大起兵刀要把英國人從外國寵幸手裡解救出來。


[182]
 　此古老城市一度很富裕，昔日名稱為伊利貝里斯，慷慨的君士坦丁提高它的地位，用自己母親的名字來增添城市光彩。海倫娜(當地人還是叫它埃爾納Elne)成為一位主教的駐地，很久以後府邸才搬到佩皮尼昂，是現代魯西永地區的首府。


[183]
 　優特羅皮烏斯在敘述維特拉尼奧時，比起兩位維克托更為心平氣和，而且也更為翔實可信。維特拉尼奧出生於梅西亞最野蠻落後的地區，父母是家世卑微的平民，沒有受過教育，等到晉陞高位才開始學習識字。


[184]
 　撒爾底迦位於現代城市索非亞附近，比起納伊蘇斯和西米烏姆這兩個城市，就當時狀況來說，更適合作為會談地點，傑羅姆、蘇格拉底和索德曼都認為沒錯。


[185]
 　小維克托指出維特拉尼奧的放逐，特別用稱號「享福的退休者」來加以強調。蘇格拉底負責與皇帝聯絡，很直接地說維特拉尼奧就是一個「腦袋單純的笨蛋」。


[186]
 　布斯比奎斯(1522—1592A.D.，法蘭德斯的外交家，對土耳其人的生活和歷史提供很多有價值的資料)橫越下匈牙利和斯拉夫尼亞時發現，土耳其人和基督徒的相互敵對行動，使得整個地區成為一片焦土。然而他提到那裡土地特別肥沃，草的高度長到可以把大車遮蔽住，使人無法看見。


[187]
 　這座有名的大橋是蘇萊曼蘇丹在公元1566年構建，兩側是高塔，用大木塊堆起來做支撐，方便他的部隊向匈牙利進軍。


[188]
 　君士坦提烏斯這天與墨薩的阿里烏斯派主教瓦倫斯一起祈禱，主教宣稱會戰一定能得勝，使皇帝獲得信心。蒂爾蒙特注意到，尤里安對君士坦提烏斯在墨薩會戰表現的英勇事跡，竟不置一詞，這種沉默的態度，有時就成為最可靠的證據。


[189]
 　按照佐納拉斯的記載，君士坦提烏斯出戰的8萬人，損失3萬，馬格嫩提烏斯的兵力是3.6萬人，損失2.4萬人，有關其他的情節看來也可靠，但是僭主的兵員數量不對，可能是作者或者是抄寫者出錯。馬格嫩提烏斯集結西部帝國全部兵力，包括羅馬人和蠻族的部隊，不僅強大，而且讓人畏懼，所以估算至少有10萬人。


[190]
 　尤里安強烈抨擊僭主不惜孤注一擲，採取很多殘酷的手段，為了戰爭的需要也可能是貪婪的斂財，頒布詔書強制執行，用高壓的方式要臣民購買皇室的封地。這種財產不僅產權可疑而且非常危險，在當時動亂的狀況下，可以拿來當成叛逆的證據。


[191]
 　馬格嫩提烏斯的獎章用來慶祝兩位奧古斯都和愷撒的勝利，愷撒是他另一個弟弟，名叫德西德裡烏斯。


[192]
 　尤里安對這個人的下落不知怎麼表示才好，或許是自知犯了大罪只有一死了之，要不然就是淹死在德拉弗河，或者被復仇惡魔把他從戰場抓到地獄受永恆的懲罰。


[193]
 　在《羅馬皇帝傳》中有一段話，朗普裡狄斯稱讚亞歷山大·塞維魯和君士坦丁抑制宦官的勢力，嚴詞指責其他朝代縱容豎閹作惡亂政。


[194]
 　色諾芬(431B.C.—350B.C.，古希臘將領，歷史學家，也是蘇格拉底的學生，著有《遠征記》和《希臘史》)提到居魯士信任宦官，將自身的安全交給他們護衛，這倒是有很特別的理由。居魯士看見被閹割的動物不易控制的暴烈天性消失，變得馴服聽話，而且體能和精力並未減弱，所以他認為這些人受過手術後，就會自外於人類社會，更加依附他們的恩主。人類在這方面有長久的經驗，我並不認同居魯士的判斷，當然也有若干很特別的例子，有些宦官確實非常忠誠，英勇過人而且才華出眾。但是我們檢視波斯、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就會發現宦官勢力的興起是王朝覆滅的主要因素。


[195]
 　色阿米阿努斯寫出這段歷史的目的，是在使馬梅提烏斯、利巴裡烏斯(314—393 A.D.，安條克修辭學家和詭辯家)和尤里安自己的嚴厲抨擊，顯得公正有理，君士坦提烏斯宮廷確實惡貫滿盈，人神共憤。


[196]
 　奧勒利烏斯·維克托指責君士坦提烏斯疏於政事，行省的總督和軍隊的將領用人不當，從他即位以來的諸般舉措中，可以獲得結論，那就是國勢凌夷以致難撐危局，朝中大臣較他本人更難辭其咎。


[197]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指責背教者忘恩負義，阿雷蘇薩主教馬可救過他的性命，竟然恩將仇報。我們聽說尤里安曾經藏匿在教堂的聖所，然而這種傳聞並不可靠。


[198]
 　有關尤里安接受教育和歷盡艱辛的最可信記錄，是他寫給「雅典元老院和人民」的書信，這也是他公開的宣告。利巴裡烏斯站在異教徒這邊，蘇格拉底要幫基督徒說話，他們都保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節。


[199]
 　有關擢升加盧斯為愷撒的相關事宜，可以參閱埃達提烏斯、佐西穆斯和兩位維克托的著作。根據斐洛斯托傑斯(368—433A.D.，拜占庭歷史學家)的說法，有位阿里烏斯派主教提奧菲盧斯曾經以保證人的身份參加盛大的婚禮，對加盧斯的支持不遺餘力。但是蒂爾蒙特認為這件事不可能發生，一位異端分子沒有資格獲得皇室的殊榮。


[200]
 　最初同意尤里安在君士坦丁堡研究學問，但因聲譽日隆而引起君士坦提烏斯的猜忌。年輕的愷撒接受勸告，為了息事寧人，而退隱到比提尼亞和愛奧尼亞，僻遠之地不會引人注目。


[201]
 　我必須引用優特羅皮烏斯的評敘，他在加盧斯去世後15年寫出這部簡史，時過境遷，沒有利害關係，對書中人物不必故意奉承，也無須譁眾取寵加以誹謗。


[202]
 　阿爾米努斯個性誠摯，不會誤用史實以月旦人物，但是講求辭藻華麗，主觀意識甚重，難免被人視為不合情理。


[203]
 　這個人是亞歷山大裡亞的克勒馬提烏斯，唯一的差錯是不肯與岳母發生苟且之事，她因愛生恨，非要取他性命不可。


[204]
 　刺客花錢買通一群軍團的士兵，謀叛活動被租房屋給他們的老婦人發覺，受到告發因而事機洩露。


[205]
 　引用阿米阿努斯的原文有錯，所以前後文矛盾，可借一份古老手稿，修正其中的謬誤，若把lenitatem(溫和寬厚)改為levitatem(輕舉妄動)，則整個意義就很明白。


[206]
 　阿米阿努斯寫出氣勢博大的一部史書，僅僅參考第十四卷的第七章和第九章，就已足夠使用，無須從各種不同來源搜集分散而且不完整的資料。斐羅斯托傑斯雖然偏袒加盧斯，但他的著作頗有價值，不可忽略。


[207]
 　君士坦提娜比她的丈夫先出發，途中得到熱病，逝世在比提尼亞一個名叫科隆姆·蓋利康隆姆的小鎮。


[208]
 　駐紮在哈德良堡的底比斯軍團，派代表來見加盧斯，毛遂自薦願效犬馬之勞。《職官志》記載，共有三個底比斯軍團，熱情澎湃的伏爾泰(法國啟蒙思想家、作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為剷除可惡的傳聞，不使流毒遺害人間，藉著微小的理由，聲稱羅馬軍隊根本沒有底比斯軍團這個番號。


[209]
 　尤里安公開申訴他的兄長未經審判即行處死，這樣一來，他對敵人的殘酷報復就是正當的行為，至少也有借口可以防止別人的指責。但是也會讓人認為他這樣做，是因為君士坦提烏斯剝奪他繼承帝座的權利。


[210]
 　尤里安在寫給雅典人民的書信中，對自己身處的險境和內心的感受，描述得極為生動。他用一種模稜兩可的說法想要誇大自己的痛苦，同時暗示整個期間延續一年以上，但是就時間上看來與《編年史》的記事不盡吻合。


[211]
 　尤里安要把君士坦丁家族的罪行和不幸，故意塑造成充滿隱喻的傳說，同時很樂意地敘述和傳播。他的第七篇《演說辭》，結語部分就是用這種方式表達，立場公正的布萊特裡將它翻譯成拉丁文。


[212]
 　優西比婭皇后是馬其頓人，生長在帖撒洛尼卡的貴族家庭，父親和兄長都曾出任執政官，在352年與皇帝結婚。在帝國分裂的時代，不論是哪一派的歷史學家，都對她讚譽有加。


[213]
 　利巴裡烏斯和格列高利·納齊安贊極盡雄辯之能事，前者把尤里安捧為英雄人物，後者貶之為罪惡暴君。格列高利是尤里安在雅典的同學，很戲劇化地敘述背教者在早年就有邪惡的症候，不僅是身體有缺陷，就是言語和行為也極為怪僻。然而，他倒是否認自己有預測的能力，知道尤里安會給教會和國家帶來災禍。


[214]
 　[譯注]提圖斯和圖密善都是韋斯巴薌皇帝的兒子，兩人的性格作風有天壤之別。提圖斯在位一年死亡，全羅馬感到哀傷，其弟接位後成為暴君，被家人所殺。


[215]
 　[譯注]密涅瓦是羅馬神祇中司智慧、藝術、發明和武藝的女神，等於希臘的雅典娜。


[216]
 　尤里安用幽默的語氣，提到他蛻變的過程、沮喪的心理以及突然進入一個新世界的困惑。新世界的一切事物對他而言，都是那樣陌生而且具有敵意。


[217]
 　荷馬把「紫色」這個字當作「死亡」的形容詞，意義含混倒是很常見。尤里安同意這種說法，用來表示個人焦慮的性質和目標。


[218]
 　尤里安用極為悲慘的詞句，表達他身居高位所感受的痛苦。皇家御宴有精美而奢華的飲食，年輕的哲學家對此不屑一顧。


[219]
 　阿米阿努斯原原本本知道西爾瓦努斯的作為和下場，他自己就是少數追隨烏爾希西努斯假裝前往投靠者之一，歷盡艱辛把西爾瓦努斯篡奪的政權弄垮。


[220]
 　霍爾米斯達斯是波斯流亡在外的皇子，他對皇帝做這件事有所評論，像是「要想養匹馬，先要有馬廄」(所謂馬廄是指圖拉真廣場)，真正的含意是建紀念物要有功勳。霍爾米斯達斯也有其他的名言流傳，如「發現死在羅馬與他處無殊，此為亡者唯一不快之處」，要是我們在阿米阿努斯的作品中讀到，不過再度證明羅馬人的虛榮心而已，這也是憤世嫉俗者所具有的矛盾心理。


[221]
 　日耳曼尼庫斯遊覽底比斯古老的遺跡，最年長的僧人向他解釋象形文所代表的意義。很可能在拼音字母發明之前，這些模仿自然而且變化多端的圖形，就是埃及人的常用文字。


[222]
 　[譯注]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即大流士大帝(550B.C.—486B.C.)，繼承祖父居魯士建立的波斯帝國，已達巔峰時期，公元前491年率大軍入侵希臘，失敗而歸。


[223]
 　[譯注]斯特裡蒙河流經希臘北部的安菲波裡斯入愛琴海。


[224]
 　卡帕多細亞的優斯塔修斯是詭辯家，也可稱為哲學家(這兩種稱呼在那時代幾近同義)，他是詹布利庫斯的門徒，聖巴西爾(St.Basil,329—379A.D.，聖徒、愷撒裡亞主教、對抗阿里烏斯派的主要人物)的朋友。歐納庇烏斯很高興把蠻族國王受到蠱惑的光榮事跡，歸功於這位有哲學家風範的大使，說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就能完成任務。


[225]
 　安托尼魯斯合乎禮儀用尊敬的態度，接待羅馬的將領，使對方感到賓至如歸。阿米阿努斯在提到這位叛徒時，抱著同情和欽佩的心情。


[226]
 　阿米阿努斯注意到這些細節，證明希羅多德的記述真實不虛。波斯人的確保有恆久不變的生活方式，不論在哪個時代，他們都高歌痛飲，沉溺於醉鄉之中，設拉子的美酒遠勝穆罕默德的律法。


[227]
 　迪亞爾貝克爾又稱阿米德，或是喀拉阿米德，土耳其官方資料上記載，這個城市有1.6萬戶，統治的帕夏有三座馬尾旌府邸。「喀拉」的含意是指「黑色的磚石」，用來築成固若金湯的古老城牆。


[228]
 　這裡提到的四個民族：阿爾巴尼亞大家都耳熟能詳；塞格斯坦據有廣大而平坦的國土，位於呼羅珊的南邊和印度的東邊，現在還保持原來的名稱；雖然巴蘭姆出兵塞格斯坦，誇耀獲得巨大的勝利，但八十年後塞格斯坦終於獨立，成為波斯的盟國；我們對維爾泰伊和希俄奈特的狀況一無所知，個人以為這兩個國家位於印度和西徐亞的邊界。


[229]
 　阿米阿努斯注意到該年的編年史有三個很特別的情況，相互之間無法自圓其說，也與史書的記載不盡吻合；(1)沙普爾進犯美索不達米亞時正值穀物成熟，整個地區與阿勒頗處於同一緯度，這個時候應該是4月或5月；(2)沙普爾的進軍受阻於幼發拉底河的氾濫，通常發生在7月和8月；(3)沙普爾圍攻73天才奪取阿米達，已經是深秋季節。要讓這些看起來矛盾的事項說得通，那麼我們只能設想波斯國王有些遲緩，歷史學家有些差錯，季節天候有些混亂。


[230]
 　[譯注]特克里特現在是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的故鄉，他建立的復興黨以此地為大本營。美國的第二次波斯灣戰爭，對整個區域大力掃蕩。


[231]
 　[譯注]帖木兒(1336—1405A.D.)出身於韃靼人的蒙古貴族，興起於撒馬爾罕，征服西亞、波斯、阿富汗、印度，直至小亞細亞，創立帖木兒帝國。公元1405年出兵攻打中國，對象是明成祖永樂皇帝，暴卒於軍中。


[232]
 　[譯注]皮瑞克戰舞是希臘的傳統舞蹈，青年男子或兒童隨著鼓笛的節奏前進，可用於軍事操練。


[233]
 　[譯注]布拉班特是古老的大公國，領有後來的低地國家，分為荷蘭和比利時兩國。


[234]
 　這個名稱來自普林尼，他的家鄉是意大利的托克森德裡。到後來，托克薩德裡亞經常在中古時代的史籍上出現，是滿佈森林和沼澤的地區，從通格裡附近一直延伸到瓦哈爾河流入萊茵河的匯合口。


[235]
 　丹尼爾有一個自相矛盾的論點，那就是法蘭克人在克洛維時代之前，從未在萊茵河的這一邊獲得永久居留地。學識淵博而且待人親切的比耶，也不認同這種武斷的說法，他提出很多證據，證明法蘭克人在克洛維登基前130年，就一直據有托克薩德裡亞整個地區。比耶的論文在公元1736年得到蘇瓦松學會的褒獎，在這個學術領域，古物家勒波夫神父是知名學者，雖然同行相妒，拜讀他的著述也讚不絕口。


[236]
 　阿米阿努斯欽佩尤里安在高盧過著嚴於律己的生活，就因為這樣，尤里安才能嘲笑君士坦丁家族的種種不法行為，使得當時的朝野人士感到大為驚異。


[237]
 　尤里安在希臘的學院接受教育，認為羅馬語是外國話，也是一種通俗的方言，只有在必要的場合才使用。


[238]
 　薩路斯特是表現優異的大臣，我們並不瞭解他的實際職務，後來尤里安被任命為高盧都統，受到皇帝的猜忌很快被召回。我們現在還可讀到一篇充滿情感而又引經據典的文章，尤里安為失去益友深感悔恨，對自己的令名受損而自責不已。


[239]
 　[譯注]維埃那在法國境內，現在名叫維埃納；而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當時叫作文多博納。


[240]
 　在談到第一次參加作戰的狀況，阿米阿努斯因獲勝而感到自豪。但是尤里安自承毫無貢獻，遇見敵軍就盡快後撤。


[241]
 　利巴裡烏斯公開表示，召回馬塞盧斯是因為他有優異的軍事才能，生怕他幫助尤里安建立功勳。而且尤里安很委婉地提到，除非他找到很好的理由，讓受到觸怒的宮廷感到滿意，否則他很容易被迫退位。


[242]
 　等到會戰打完以後，尤里安為了整飭嚴格的軍紀，對臨陣脫逃的人員並沒有判處極刑，而是命令他們在營地裡著上女裝，受盡嘲笑。等到下次戰役，這些人英勇作戰，恢復自己的名譽。


[243]
 　尤里安在斯特拉斯堡大獲全勝，但是表現得非常謙虛，佐西穆斯甚至將它比喻為亞歷山大戰勝大流士。然而我們並不瞭解尤里安有何軍事素養和才華，居然可以讓後世一直注意這一天的行為與成功。


[244]
 　利巴尼烏斯把被殺蠻族多算2000人，比起佐西穆斯為了增加英雄的光彩，說是殺死敵軍6萬人，那真是瞠乎其後了。要不是懷有私心的歷史學家，把一支由3.6萬阿里曼尼人所組成的軍隊，加以灌水說成是不計其數的龐大蠻族，那麼我們也可以把過分誇大的被殺人數歸咎於抄寫員的筆誤。


[245]
 　希臘的演說家對尤里安的一段話發生誤解，提到法蘭克人的軍隊說是不過1000人。他們滿腦袋都是伯羅奔尼撒戰爭，把法蘭克人比為拉棲代蒙人，被圍在斯法提裡亞島，城破後全部被害。


[246]
 　利巴尼烏斯是尤里安的友人，明確暗示這位英雄人物曾經撰寫關於高盧的作戰記錄，但是佐西穆斯僅從尤里安的演說集和書信中獲得資料。在寫給雅典人民的文章中提到日耳曼戰爭，雖然寥寥數語，但不失為準確的記載。


[247]
 　[譯注]公元前113年，辛布裡人和條頓人聯合進犯意大利北部，屢次擊敗共和國大軍，威脅羅馬的安全。元老院將戰事托付馬略負責，公元前102年，馬略在阿利克斯會戰徹底擊滅敵軍，經過後續的作戰，終於除去心腹大患。


[248]
 　有關這七個哨所的位置，其中四個現在是知名城鎮，賓根、安德納赫、波恩和努伊斯，另外三個是崔西森米、誇德裡布吉姆及卡斯特拉·赫庫利西河或稱赫拉克亞利，都已湮滅無蹤，但還能讓人相信，在誇德裡布吉姆的地面上，荷蘭人構建謝訥克，這名字使做學問一絲不苟的布瓦洛感到不快。


[249]
 　我們相信尤里安對這件事的處理留下很特別的記載，佐西穆斯把船隻的數目增加200艘。要是我們根據尤里安所說的600艘運糧船，每艘可載70噸，輸出的總數是12萬誇特(每誇特等於8個蒲式耳)。像不列顛這樣的地區能夠擔負如此龐大的出口量，在農業方面的發展要有極大的進步才行。


[250]
 　尤里安的部隊發生叛亂的事件，時間一定是第二次在萊茵河上航行之前。


[251]
 　盧西夏或稱盧特夏，是這個城市古老的名稱，按照4世紀流行的方式，使用領地稱呼帕裡斯。


[252]
 　拉克坦提烏斯(240—320A.D.，基督教護教辯護家)的《神聖制度》出版日期，在開始討論時就發生困難，有兩個最早的版本，一個是在戴克裡先宗教迫害期間刊行，另一個較晚是李錫尼在位時。我的看法是拉克坦提烏斯費盡心機，要讓他的構想能為高盧的君主，就是君士坦提烏斯所接受，這也正是伽勒裡烏斯、馬克西明甚至李錫尼迫害基督徒的時期，約在公元306年至公元311年。


[253]
 　這是首次出現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在28個抄本中已刪除，但還保存在另外19個抄本裡。若比較這些抄本的價值，其中一本已有900年之久，是法蘭西皇家圖書館的藏書，最受到學者重視。但在博洛尼亞經過校正的抄本已將這段刪除，蒙福孔(1655—1741A.D.，法國學者)認為發生在6世紀或7世紀。大部分編者頗有鑒賞眼光，還能保持拉克坦提烏斯的原有風格。


[254]
 　此儀式施用對象是開始信仰基督教的人士，君士坦丁第一次接受，是在受洗和死亡前夕。基於這兩種事實的關聯性，蒂爾蒙特勉強同意瓦列西烏斯提出的論點。


[255]
 　在8世紀時，基於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貢獻，羅馬所流行的傳說，認為他在死前的13年就已受洗。對於這樣逐漸傳開的故事，紅衣主教巴羅尼烏斯(1538—1607A.D.，教會歷史學家)說自己在早年也深信不疑，但是到現在即使梵蒂岡也很難加以支持。


[256]
 　君士坦丁把奉獻給上帝的日子稱為「太陽日」，這樣的說法聽在異教徒臣民的耳裡，也不會激怒他們。


[257]
 　戈德弗羅伊自認要善盡評論家的宗教責任，須全力為君士坦丁開脫，但巴羅尼烏斯的宗教信仰更虔誠，用很嚴苛且就事論事的態度，譴責君士坦丁的褻瀆行為。


[258]
 　狄奧多里特像是要讓人相信，海倫娜對其子施以基督徒的教育。但是我們接受歐西比烏斯極為權威的說法，她自己接觸基督教還得感激君士坦丁。


[259]
 　可以參閱迪康熱和班杜裡提到君士坦丁的獎章，只有少數城市享有鑄造錢幣的特權，鑄幣廠製作獎章要經過皇室當局的批准。


[260]
 　歐邁尼斯的頌詞是在意大利戰爭前幾個月發表，裡面充滿君士坦丁異教信仰的證據，根本無法加以否認，尤其是對阿波羅和太陽神赫利俄斯的崇拜，更是無比虔誠，後來就連尤里安也曾提及此事。


[261]
 　這件事很容易轉嫁到希臘譯者的身上，說是他們篡改拉丁文原本的意義。老邁的皇帝可能用異常憎恨的心情，回憶戴克裡先宗教迫害的事例，這時的感受比年輕時和異教信仰時期還要深刻。


[262]
 　[譯注]以色列人的支派瑪拿西人受到米甸人壓迫，基甸奉神之旨意率領300人作戰，成為擊敗敵人的民族英雄，參閱《舊約全書·士師記》；大衛(1140B.C.—962B.C.)公元前1010年在掃羅死後接位為以色列國王，建立大衛王朝，參閱《舊約全書·撒母耳記上下》；西門·馬加比在公元前143年，利用羅馬人和帕提亞人的戰爭，塞琉西亞獲得獨立，重建猶太國，定都耶路撒冷，由他的亞斯漫尼家族統治，再度實施神權政治。


[263]
 　[譯注]士師是指以色列領袖從約書亞當代的長老開始到王國建立為止的稱呼，他們的職責是拯救猶太人，脫離搶奪的敵人之手。主要士師有俄陀聶、基甸、耶弗他、參孫、撒母耳等人，參閱《舊約全書·士師記》。


[264]
 　歐西比烏斯無論在哪本著述中，都頻向帝國灌輸君士坦丁的君權來自神授。


[265]
 　[譯注]基督教把君士坦丁譽為「大衛第二」，重點在於君權神授，維持神治政權的性質，建立合於上帝旨意的國度。


[266]
 　在17世紀開始時，英格蘭的天主教徒佔人口的30%，而法蘭西的新教徒僅有15%。對這兩個國家而言，教徒的精神力量和權勢地位，是當局極為關切的目標。


[267]
 　日耳曼人具有豪邁不羈的天性，即使各部族在宗教改信的歷史過程中，這種民族的特質始終保持不變。君士坦丁徵召日耳曼人組成軍團，而且從他父親開始，宮廷裡充滿基督徒。


[268]
 　歐西比烏斯一直認為君士坦丁與李錫尼的第二次內戰，帶有宗教十字軍的性質。有些基督教軍官受到暴君(李錫尼)的引誘，說是要恢復他們的地位和權勢，就回到軍中服役。後來，尼西亞大公會議訂出的第十二次教規，對這些人的行為加以譴責。要是這種很特別的請求被皇帝所接受，就不像希臘譯者、巴爾薩蒙、佐納拉斯和亞列克西斯·阿里斯特努斯所留下的記載，能夠輕描淡寫了事。


[269]
 　[譯注]耶利哥是位於死海北邊的古城，據《舊約全書·約書亞記》記載，約書亞要攻城，祭司吹響號角，城牆立即神奇地倒塌。


[270]
 　基督教的作家，像是查士丁(100—165A.D.，聖徒、神學家)、米修斯·法埃利克斯、德爾圖良(155—220A.D.，早期基督教神學家，辯論家)、傑羅姆以及都靈的馬克西穆斯，對於十字架的造型和外表相似的物體，無論屬於天然生成或人工製造，都曾深入研究，獲得相當的成效。這些頗具代表性的象徵，例如子午線和赤道的相交、人類的面孔、飛行中的鳥類、人在水中游泳、船上的桅桿、耕地的犁、軍隊的標旗等等。


[271]
 　參閱奧勒利烏斯·維克托的著作，他認為制定這些法律，就是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極為虔誠的明顯例證，對基督教如此推崇的詔書，值得放在《狄奧多西法典》裡，而不是用第六卷所列第五位和第十八位的頭銜，間接地表示敬意。


[272]
 　君士坦丁的雕像，還有就是十字架和銘文，可能是他第二次巡視羅馬時設立，也有人認為是第三次。但是，擊敗馬克森提烏斯之後，就元老院和人民的感受而言，是設置公共紀念物的最佳時機。


[273]
 　雖然格列高利·納齊安贊、安布羅斯(339—397A.D.,聖徒，米蘭主教)、普魯登提烏斯(348—405A.D.，基督教拉丁詩人)等人都用過「拉伯蘭」或稱「拉波蘭」這個詞，但是它的來源和含意始終不得而知。學者費盡力氣要從拉丁語、希臘語、西班牙語、凱爾特語、條頓語、伊裡利孔語和亞美尼亞語中探討它的語源，都無成效可言。


[274]
 　庫佩和巴羅尼烏斯查看古老紀念物的銘文，把每個單詞的頭一個字母記下來，再拼湊成新字，對字的含義加以解釋和附會，這種方式在基督教世界極為流行。


[275]
 　君士坦丁使用拉伯蘭的標誌是在遠征意大利之前，但是從有關的記載裡，並沒有提到要陳列在軍隊的前面，這樣做是十年以後的事，他公開宣佈自己與李錫尼有不共戴天之仇，要成為教會的解救者。


[276]
 　塞奧法尼斯是8世紀末葉知名學者，距君士坦丁有500年之久。現代希臘人頗不喜在戰場展示帝國或基督教的旗幟，雖然在防禦時靠著迷信的舉動來建立信心，但是不管想像力多豐富，也無法保證贏取勝利。


[277]
 　學識淵博的耶穌會教士佩塔維烏斯搜集了很多有關十字架展顯法力的文章和資料，在上個世紀使喜愛爭論的新教徒產生很多困擾。


[278]
 　這位歷史學家能夠泰然自若發表他的演說，這時東方的統治者李錫尼，仍與君士坦丁和基督教保持友好關係，這點可以確定。有鑒賞力的讀者可發覺到，這篇文稿的風格與拉克坦提烏斯大不相同，很多地方的文字運用都很低劣，勒·克拉克和拉德納(1684—1768A.D.，新教徒神學家、聖經學者)都抱這種看法。為拉克坦提烏斯辯護的學者，對於所取書名以及作者是多納圖斯或凱基利烏斯，提出三點理由，每條單獨的理由還是有缺失，但合起來非常有份量。我原來還是猶豫不決，後來根據科爾貝特的手稿，認定作者就是凱基利烏斯。


[279]
 　伏爾泰的看法可能有點道理，他把君士坦丁的獲勝歸功於拉伯蘭的名聲蓋過李錫尼的「天使」，即使帕吉(1624—1695A.D.，編年史家)、蒂爾蒙特和弗勒裡(1640—1723 A.D.，教士、教會歷史學家)全都心儀「天使」的形象，那也是樂於更多的神跡出現而已。


[280]
 　除這些眾所周知的例子外，托利烏斯發現安蒂岡努斯有不可思議的想像力。他為了讓部隊安心，就說他看見一個五角形(這是人馬平安的記號)的光芒，還有「所向無敵」幾個字。但是托利烏斯根本不提這段歷史的出處，就是指責他也沒有意義。狄奧多魯斯(公元前1世紀，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46—119A.D.，傳記家、哲學家，著有《希臘羅馬名人傳》)和查士丁並沒有保持沉默，他們提到波利阿努斯在他的作品裡單獨有一章，列舉安蒂岡努斯十九個戰爭謀略的案例，但是完全沒有記載這段神奇事跡。


[281]
 　某些現代人毫無警覺而胃口又貪婪，連納扎利烏斯這個異教徒所丟出的餌都要吞食。此處沒有必要指出這些人的名字。


[282]
 　天空出現卡斯特和波盧克斯雙子星的奇觀，特別用來預告馬其頓戰爭的勝利，這段事跡從歷史學家和公共紀念物都可加以證實。


[283]
 　君士坦丁所說的神跡並非顛撲不破的真理，歐西比烏斯對此深有所感，雖然自己非常支持，但是在所著《教會史》上即略而不記。


[284]
 　君士坦丁記述，他征討馬克森提烏斯，越過阿爾卑斯山時，看見天空出現十字架。特裡夫、貝桑松等地省民因虛榮心，而認為確有其事並深信不疑。


[285]
 　阿爾泰米烏斯是個老兵，也是殉教者，對於君士坦丁所見到的景象，以目擊證人的身份留下正式記錄。但即使是信仰虔誠的蒂爾蒙特也拒絕接受。


[286]
 　4世紀和5世紀的神父不遺餘力地支持此事，寫出汗牛充棟的講道辭，不斷推崇教會和君士坦丁的勝利，但是他們並未提出讓人信服的證言。這些年高德劭的神職人員，從未對此一神跡表示任何嫌棄之意，足證他們不熟悉歐西比烏斯筆下的君士坦丁生平事跡(事實上傑羅姆對此一無所知)。像這樣一份宗教論文的出現，是因為有人致力於《教會史》的翻譯和繼續撰寫，也有人對所以產生十字架的異象，認為是別有用心。


[287]
 　基督教信仰極為虔誠的紅衣主教巴羅尼烏斯，確信曾出現神跡。公元1643年，戈德弗羅伊首先表示其事可疑，馬德堡研究世紀論的作家也抱持同樣觀點。這時開始，很多新教徒的城市都傾向於懷疑和不信，肖費派(1702—1786A.D.，新教教士)全力提出異議。公元1774年，索博納的杜瓦辛神父兼醫師寫出《辯護書》，內容豐富且中肯，值得讚許。


[288]
 　這受到禮遇的人可能是科爾多瓦的主教奧修斯，他寧可像神職人員一樣照顧教堂，也不願統治包括幾個行省在內的特別行政區，阿塔納修斯也簡略提到他高尚的人品。但他在宮廷中未受迫害全身而退，很多不公的流言給他帶來很大打擊。


[289]
 　拉克坦提烏斯信仰基督教，是基於個人的道德良知，而非莫測高深的天命。


[290]
 　法比裡修斯(1668—1736A.D.，學者和語文學家)用一貫的治學精神，從歐西比烏斯所著《福音書研習入門》一書中，找到所引用文句的來源，把300—400位作者的名字全部羅列出來。


[291]
 　[譯注]格勞修斯(1583—1645A.D.)是荷蘭法學家、詩人、人道主義者和政治家，由他奠定國際法的基礎。帕斯卡爾(1623—1662A.D.)是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為概然率理論建立者之一，律定流體力學的帕斯卡爾定理，有多種思想史之著作。洛克(1632—1677A.D.)是英國唯物論哲學家，反對「天賦神權」的理論。


[292]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還是要靠一個非常神秘的組合字句，在大洪水後第六個世紀，出現在埃裡斯蘭·西比爾神諭中，由西塞羅譯為拉丁文。34句希臘詩文的起首字母，拼成預言式的字句：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全世界的救世主。


[293]
 　皇帝透過他對維吉爾(70B.C.—19B.C.，羅馬時代最偉大詩人，代表作有《埃涅阿斯》)的釋義，有助於對拉丁文原詩的瞭解和體認。


[294]
 　[譯注]以賽亞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拯救」，他在公元前740年擔任「先知」的職分，將神的話語傳給眾人，任職長達50年，傳說在瑪拿西王統治時被鋸死，可以參閱《舊約全書·以賽亞書》。


[295]
 　不論是波利奧、朱麗亞、德魯蘇或馬塞盧斯的長子或幼子，資格都不符合編年史和史書上的記載，何況維吉爾判斷力良好，更不會提出這種說法。


[296]
 　可以觀察到一種情況，現代教堂實質上背離古老的慣例，那就是在施洗儀式(即使為幼兒施洗)以後，接著舉行堅信禮和領受聖餐。


[297]
 　[譯注]天主教的聖靈降臨節在復活節後第七個星期日，就是復活節後50天；猶太教稱為五旬節，在逾越節後50天。


[298]
 　教會的神父指責心術不正的推遲，但並不拒絕這場勝利的功效，就是舉行臨終洗禮也未嘗不可。克裡索斯托列舉三點理由，反對這些小心自保的基督徒。(1)我們的目的是喜愛和追求德行，並不是求得升上天國的報酬；(2)我們受到死亡襲擊，沒機會舉行洗禮；(3)我們雖然進入天國，但只能像一顆小星在閃爍，與正義的太陽無法相比，這些太陽在勤勉、勝利和榮耀的軌道上奔馳。我相信洗禮的推遲雖然帶來很壞的影響，但是沒有受到任何宗教會議的指責，教會也沒有做出任何表示。主教只要有一點機會為皇帝效勞，就會燃起熊熊的熱情之火。


[299]
 　所有教會的作者都認為這是可惡的謊言，對待佐西穆斯極為苛刻，只有紅衣主教巴羅尼烏斯要利用這位「非基督徒」作為工具，來對付阿里烏斯信徒歐西比烏斯，所以對佐西穆斯比較客氣。


[300]
 　愷撒裡亞主教認為君士坦丁完全是基於信仰才能得救。


[301]
 　在黑暗時代的希臘人、俄羅斯人，甚至拉丁人，都想將君士坦丁放在聖徒之列。


[302]
 　君士坦丁常說，在講道時提到基督，無論是真心或假意，都使他感到愉悅。


[303]
 　蒂爾蒙特費了很大精神和力氣來為君士坦丁堡辯護，說這個城市童貞純潔，駁斥異教徒佐西穆斯的邪惡說法。


[304]
 　雷納爾(1713—1796A.D.，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神父是《政治哲學史》的作者，指責君士坦丁訂出法律，將自由僅僅給予信仰基督教的奴隸。皇帝確實頒布過一項法律，限制猶太人對基督徒奴隸行割禮，或許是不得保有基督徒奴隸。但是這項並不完整的規定僅限於猶太人，對大部分奴隸而言，都是基督徒或異教徒主人的財產，改信宗教以後，原來在世俗的處境並沒有改善。雷納爾神父受到蒙騙，我不知道是受誰的影響，他寫的史書真是妙趣橫生，但是完全不提資料引用的來源，可說是不可原諒的缺失。


[305]
 　提奧菲盧斯在幼童時，就被迪瓦島的同胞當作人質送到羅馬，在那裡接受教育，不僅博學多才而且信仰虔誠。迪瓦或稱馬累，是馬爾代夫的首府，這個印度洋上的島國由2000個小島所組成。


[306]
 　[譯注]努馬(753B.C.—673B.C.)是羅馬七王執政時代的第二代國王，創立宗教曆法和制定法規。


[307]
 　有些與成例相違的事項，逐漸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裡盛行起來，但是個性剛直的安布羅斯，要求狄奧多西坐在講壇圍欄的下面，讓他知道，就算是一位君主，在教會的地位與教士還是有所差別。


[308]
 　圖爾主教馬丁參加馬克西穆斯皇帝的宴席，在向皇帝敬酒之前，先接過一名隨從送上的酒杯，賜予陪同出席的長老；而且皇后先坐在餐桌旁，等待馬丁到來。讓人懷疑的是，對一位主教或是聖徒，是否要用如此特殊的禮遇。


[309]
 　[譯注]《出埃及記》裡提到比撒列製作約櫃，內裝刻著十誡的兩塊法板，放在猶太神殿的聖所內。


[310]
 　普魯塔克寫出有關伊西斯和奧西裡斯的著述，讓我們知道，埃及的國王登基以後不算是祭司，必須經過一種儀式引進神聖的階層。


[311]
 　沒有一位古代的作者或是原始的記載，能夠很準確地算出主教的數量。東方的教會有部分名單，都是比較近代的資料。像查理·保羅、路加·霍爾斯滕裡烏斯和賓厄姆(1668—1723 A.D.，教士、牛津大學學者、歷史學家)等學者，經過鍥而不捨的努力，研究天主教所有的主教轄區，發現與羅馬帝國的疆域完全吻合。在《基督教的古物》一書中，談到教會的地理狀況，有很詳盡的地圖。


[312]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在書信中，提到高盧教會所發生的一些醜聞。要知道高盧比起東方，沒有那樣高的文化水平，也不會那樣墮落腐化。要是高盧教會尚且如此，那麼東方教會更為嚴重。


[313]
 　有時會運用法律規定或者是在雙方同意下進行調停，經由其他派別的提名，不論是主教還是教徒，就從三位候選人中選出一位。


[314]
 　教士的守貞在5世紀和6世紀時，開始是作為遵守紀律的規定，非常嚴格地要求，而且要不斷地查問，當然會引起極大的爭論。


[315]
 　托馬森和賓厄姆花了很多心血討論教士的神召、任命和服從等問題。當聖傑羅姆的兄弟在塞浦路斯聖職任命時，執事用力堵住他的嘴巴，免得他提出正式的抗議，使神聖的儀式無效。


[316]
 　教士從基督教皇帝獲得豁免狀，有關規定列入《狄奧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博學的戈德弗羅伊還算坦誠地舉例說明，由於他兼具市民和新教徒相對立的成見，因此能獲得平衡。


[317]
 　君士坦丁堡教堂的人員，有60名長老或神父，100名執事，40名女執事，90名輔祭，110名讀經師，25名唱詩班，以及100名守門人，總共是525名。這個適當的數目是由皇帝決定的，用來解除教堂的困境。要是編製更大，就會產生債務和高利貸的問題。


[318]
 　拉丁教堂的位階有七級，主教並不包括在內，其中四個最低位階，現在都沒有運用，只保留名銜。


[319]
 　《米蘭詔書》承認教會有關土地權的問題，也有詳盡的規定，經過國家最高行政長官正式宣佈以後，各級法庭把它當作民法條款加以接受。


[320]
 　愷撒裡亞的主教為了迎合主子的心意，在公開的場合詳盡述說耶路撒冷教堂的精美壯麗，雖然教堂已不存在，但是他在君士坦丁的傳記裡，還有一段描述了教堂的建築和裝飾。他同樣也提及君士坦丁堡的聖使徒大教堂。


[321]
 　早期教長和最富有主教的歲入並不需強制徵收，主教的每年入息最高可達30磅黃金，最低有2磅，中等標準約16磅，但年入息一般都比實際收入要低很多。


[322]
 　從梵蒂岡得到的記錄都讓人感到懷疑，這些租金總額雖然古老倒是很可靠，至少可以用來當作證據，如果出自偽造，那也要出於教皇把農莊而不是把王國當成斂財目標的時代，也就是說時間要早很多。


[323]
 　教會收入的合法分配，在安布羅斯和克利索斯托那個時代還未建立。辛普利修斯和傑拉修斯是5世紀末葉的羅馬主教，在致教友的信函裡提到，收入的分配具備普通法的效力，這種方式為意大利習慣法所認可。


[324]
 　我們從歐西比烏斯和索佐曼那裡確知，擴大和肯定主教的審判權來自君士坦丁，但是這封著名的詔書出自偽造，所以沒有列入《狄奧多西法典》。戈德弗羅伊用令人滿意的方式加以證實，說它並非贗品。孟德斯鳩不僅是律師，也是哲學家，認同君士坦丁這件詔書，並沒有表示絲毫懷疑之處，真是令人感到奇怪。


[325]
 　教會審判權這個題目陷入宗教熱忱、迷信偏見和利害關係的濃霧之中，我手裡有兩本立論公正的專著，就是弗勒裡所著《教會法規的原則》和詹農所著《那不勒斯民權史》，他們基於職業和性格理應提出持平之論。弗勒裡是法國傳教士，對於國會的權威抱著尊敬的態度；詹農是意大利的律師，畏懼教會的權勢。我在看到這麼多非常特別而又不完整的事實以後，只能提出以下的意見，那就是現代作者刻意處理這類題材，等於要牽著讀者的鼻子走，還有就是註釋過多，已到不成比例而使人厭惡的地步。


[326]
 　在保羅修道士的著作中，有一段精彩的論點，提到庇護所的起源、權利、濫用和限制，他特別提到古代的希臘有15或20個阿濟拉，也就是庇護所，目前在意大利只在一個城市裡還可發現幾處。


[327]
 　宗教會議決定的信條，使懺悔行為的法學概念能不斷改進，但從很多案例看來，仍交給主教自行裁定，像過去羅馬的法務官般，偶然會把一些要求遵守的規定，公開印發出來。第四世紀有所謂教規信函，這要感激偉大的巴西爾首先採用。


[328]
 　巴西爾公開宣稱，他之所以蓄意提到這件事，就是要說服總督，即使位高權重，也無法免於被逐出教門的判決。就他的論點來說，甚至就是頂著皇冠也擋不住梵蒂岡的雷霆一擊。樞機主教就這方面來說，比起法國天主教會的律師和神學家，更能表現出一致堅持的態度。


[329]
 　他的祖先當中有斯巴達第一任多里克國王歐裡西尼斯，是赫拉克勒斯第五代的直系後裔，銘刻在拉棲代蒙人殖民地昔蘭尼的公共名冊上。像這樣血統純正、聲望卓著的譜系已有1700年之久，就算沒有加上赫拉克勒斯的皇室祖先，在人類歷史中也已經無可匹敵。


[330]
 　辛尼修斯先前曾經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合格的修士，他喜愛世俗的學識和運動，沒有辦法過獨身守貞的生活，不相信復活也不願拿無稽之談來教訓民眾，除非讓他在家中從事哲學的思維和探索，還可以考慮。埃及大主教狄奧菲盧斯知道他的名氣和為人，接受他非常特別的要求。


[331]
 　逐出教門的判決用措辭嚴謹的文體，懲罰往往是包括整個家庭在內，這種做法不甚公正，後來就改為「國內停權」。


[332]
 　[譯注]法拉裡斯是公元前549年西西里的暴君，用銅製的牛燒紅將人活活烤死，很像我國殷紂的酷刑炮烙；西拿基立是公元前7世紀的亞述國王，兩次入侵猶太王國，擊敗巴比倫重建尼尼微，是手段殘酷的暴君。


[333]
 　講道是主教最重要的職責，但有時會托付給長老，像是克利奧斯托和奧古斯丁。


[334]
 　伊麗莎白女王在政府實行特別措施時，常常運用這種言辭和手段，來博取民眾的好感。她的繼承人感受到這種「鼓聲」的敵意，再下一代更是如此，那就是她所說的：「要向人民講道理，擊鼓把牧師召來。」


[335]
 　這些謙恭有禮的演說家知道，他們拿不出奇跡當禮物，只有努力靠口才混飯吃。


[336]
 　尼西亞大公會議頒布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教規，對於教會會議、都主教、大主教的有關事項，訂出基本規則。尼西亞教規涉及教士的利益，受到曲解、濫用、篡改和偽造，羅馬的郊區教會轉移給羅馬主教管轄，引起激烈爭議。


[337]
 　我們只看到33或47個主教的簽署，但是阿多指出有600名主教參加阿爾勒會議，這位作者可能沒有算清楚。


[338]
 　對蒂爾蒙特、博索布勒(1659—1738A.D.，神學家和歷史學家)和拉德納的見解做了一番檢查以後，我認為摩尼在270年以前，甚至就連在波斯也沒有傳播他的教派。確實很奇怪，一個含有哲學思想的外國異端，竟會很快進入阿非利加的行省。然而我很難反駁說是戴克裡先的詔書要禁止摩尼教，這是巴羅尼烏斯所發現的事實。


[339]
 　這份詔書如同普通法一樣，沒有列入《狄奧多西法典》，可能在公元438年時，這個教派被定罪後已經根絕。


[340]
 　索佐曼和蘇格拉底這兩位歷史學家受到懷疑，認為他們附和諾瓦替安派的教義，我覺得沒有道理。皇帝對這位主教說道：「阿塞西烏斯，準備梯子，好吊死自己進天國。」大部分基督教的教派要輪流向阿塞西烏斯借梯子。


[341]
 　阿爾勒、尼西亞和特倫特的會議，全都肯定羅馬教會的運作明智而且穩健，多納圖斯派能夠維繫西普裡安的情感，而且在原創教會中具有相當份量，應該是佔有很大的優勢。文森提烏斯·利裡尼西斯曾經提出解釋，說明多納圖斯派的信徒為什麼會與魔鬼同受永恆烈火的煎熬，而聖西普裡安卻與耶穌基督一起統治天國。


[342]
 　埃及人仍保存以色列教長的傳統信條，約瑟夫斯(37—100A.D.，猶太教士、學者和史學家)曾說服很多天主教神父，柏拉圖從猶太人那裡獲得部分知識。這種一廂情願的見解，與猶太民族卑賤的地位和不合群的生活方式完全格格不入，直到柏拉圖死後100多年，猶太人的經典仍引不起希臘人的興趣。


[343]
 　[譯注]馬其頓人指馬其頓國王菲利普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菲利普在公元前359年登基，畢生最大願望就是被推舉為希臘聯軍統帥，從事對波斯的戰爭，在經過不懈的奮鬥後，運用軍事和政治力量成為希臘的共主，突然在公元前336年被刺身亡，由其子完成遺志。


[344]
 　[譯注]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逝世後，大帝國分裂為四個部分，由他的部將負責統治：埃及成立托勒密王朝，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維佔領埃及，克莉奧帕特拉女王自殺，王國才告滅亡；亞洲由塞琉西王朝統治；馬其頓王國由安提柯稱帝；印度成立旃陀羅笈多帝國。


[345]
 　《所羅門王的智慧》被當成以色列王作品，為很多神父所接受，雖新教徒認為缺乏希伯來根源，但和拉丁文《聖經》的其他作品一樣，經過特倫特宗教會議的核准。


[346]
 　斐洛揭櫫柏拉圖學說著名到無人不知的程度，經過勒·克拉克和巴納熱(法國律師和學者)的證實，不應產生任何疑問。他的神學作品在基督去世時就已完成，更可能早在基督出生之前。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斐洛的知識為世人帶來驚奇，談不上有什麼謬誤之處。


[347]
 　基督教神學採用邏各斯的觀念並沒有受到約束，直到阿里烏斯派過於浮濫，才產生不利的影響。德爾圖良寫出一篇值得注意而又充滿危險的文章，他靠著一點小聰明，在對比神性與耶和華的行為以後，才獲得這樣的結論。


[348]
 　[譯注]《四福音書》是《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連同《使徒行傳》，可算是《新約全書》的史書，記載耶穌降生、受洗、傳道、領死、復活、升天、初期教會建立和擴展等事跡，涵蓋公元前6年到公元60年這段時期。


[349]
 　柏拉圖學派推崇《約翰福音》的開頭部分，把最基本的教義包含在很正確的抄本之內，但是在第三世紀和第四世紀時，亞歷山大裡亞的柏拉圖學派秘密研究基督教神學，對於三位一體說做了很大的修正。


[350]
 　[譯注]學院學派、畫廊學派和呂克昂學派代表希臘哲學的三大主流：柏拉圖曾在雅典的學院講學，故學院學派就是柏拉圖學派；而斯多噶學派的創始人希臘哲學家芝諾，在雅典的講學處是畫廊，故用畫廊學派代表斯多噶學派；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雅典創辦呂克昂學府，呂克昂學派代表亞里士多德學派。


[351]
 　《約翰福音》一般被認為發表在基督逝世後70年左右。


[352]
 　耶穌卑微的出身和受到羞辱的蒙難，一直是猶太人無法釋懷的阻礙，但是這種異議使得願意相信的基督徒，提升眼界到達屬靈和永恆的天國。


[353]
 　阿里烏斯派信徒指責正統教派，從瓦倫提尼安派和馬西昂派剽竊三位一體論。


[354]
 　三位一體雖然是很抽像的詞語，在哲學的範疇非常普遍，如果安條克主教提奧菲盧斯是第一位使用的神職人員，可能是在2世紀的中葉引進基督教神學。


[355]
 　阿塔納修斯的措辭充滿罕見的精力，由於他是寫信給修道士，不太可能採用理性的語言。


[356]
 　有篇論文想對古代哲學家關於神性的見解提出解釋，我們期望能在其中發現柏拉圖的神學三位一體論，西塞羅坦承，雖然他翻譯《蒂邁歐篇》，但還是不瞭解神秘的對話。


[357]
 　很多早期的作者坦承，聖子由於聖父的意願才得以存在。在另一方面，阿塔納修斯和他的追隨者，不願承認到底是因什麼才讓他們感到如此害怕。學院派人士倒是能從區別「原生意願」和「附帶意願」的難題中脫身出來。


[358]
 　最古老的信條在草擬時保留很大的伸縮餘地。


[359]
 　普拉克西阿斯在2世紀末來到羅馬，有時會欺騙頭腦簡單的主教，為憤怒的德爾圖良用筆駁倒。


[360]
 　蘇格拉底認為阿里烏斯之所以成為異端，源於他有強烈的意願要直接反對撒伯裡烏的論點。


[361]
 　埃皮法尼烏斯對於阿里烏斯的形象容貌和舉止言行，以及第一次改變宗教的性質和人數，敘述得極生動，我們只能為他感到惋惜，竟然忘掉歷史學家的教訓，引起宗教的爭論。


[362]
 　斐洛斯托傑斯相信阿里烏斯派的教義，就正統教派而言，其可信度全被抹殺。若合理加以批判，只能說他在宗教方面的熱情、偏見和無知，會讓人對他失去信心。


[363]
 　阿里烏斯教義燃起狂焰，暗中蔓延開，可能早在公元319年就因而發生暴力行動。


[364]
 　無中生有所創造出來的教義，逐漸在基督徒中間傳播，「創作者」的地位自然隨著「作品」普遍受到推崇而升高。


[365]
 　早期教會的神父使用這種俗氣而荒謬的比喻，特別是阿西納哥拉斯(Athenagoras)呈送馬可皇帝和其子的《護教申辯書》中可以見到，布爾(Bull)提到這件事並沒有任何指責。


[366]
 　要是撒伯裡烏派對這些論點感到驚愕，等於被推下另一處認罪的懸崖，像是「聖父生自一位童女，他因而受到十字架的懲治」這種說法，因而他們被人安上可憎的稱呼「戀父者」，這是敵手給撒伯裡烏派打上污辱的標誌。


[367]
 　布爾的《尼西亞信仰的辯護》第三部分尊崇至高無上的聖父，他的敵手認為毫無意義，其中有些根本就是異端邪說。


[368]
 　阿塔納修斯和他的追隨者通常用「阿萊奧曼奈特」這個稱呼，向阿里烏斯派信徒表示敬意。


[369]
 　伊拉斯謨(1466—1536A.D.，人文學者)用可敬的判斷力和坦率的態度，正確描繪出奚拉裡為人處世的風格。本篤會編輯盡到本分，校訂奚拉裡遺留的文稿，撰寫他的年譜，證實平生的言行，展現聖徒的規範。


[370]
 　根據一位對兩個教派都很尊敬的編輯的說法，埃提烏斯具有天賦的卓越理解能力，優諾米烏斯有更高明的手段和更豐富的學識。優諾米烏斯的懺悔和申辯，使他逃脫異端的指控，這種例子非常少見。


[371]
 　按照埃斯提烏斯和布爾的見解，只有「造物」這種能力，神不能傳輸給「所造之物」。埃斯提烏斯是荷蘭人，以擔任經院神學家維生，精確定義全能上帝的權限。


[372]
 　薩比努斯倣傚前例召集宗教會議，使得阿里烏斯派形成分裂，阿塔納修斯和奚拉裡特別提出解釋。巴羅尼烏斯和蒂爾蒙特很仔細地搜集資料，說明其他有關的情況。


[373]
 　奚拉裡在簡短的辯護性註釋(本篤會第一次的出版，是根據沙爾特的一份手稿)中，他提出這個問題的看法，措辭倒很謹慎。斐洛斯托傑斯通過不同的中介看到這個字眼，認為最好忘掉這個重要的雙元音有什麼不同(譯按：意指Homoousion和Homoiousion兩個詞語中的ou和iou雙元音)。


[374]
 　拉特蘭第四次宗教會議決定的重要事項，認為數值統一體較屬性統一體至少易於受到拉丁語文的贊同，在語意上帶有本質的概念。


[375]
 　狄奧多里特保存了一份君士坦丁致尼科米底亞民眾的信函，君王宣稱自己是臣民的公訴人之一，同時他把自己帶有敵意的行為歸咎於內戰的關係。


[376]
 　可以參考蘇格拉底或是狄奧多里特的作品，提到愷撒裡亞的歐西比烏斯有一封信函的原件，在信中想說明他贊成「本體同一」的理由。歐西比烏斯的性格經常會產生非議，要是有人看過勒·克拉克第二封很重要的信，對於愷撒裡亞主教的正統教派立場和個人的誠信，會抱著不以為然的看法。


[377]
 　我們最早是從阿塔納修斯那裡得知此事，他表示出很勉強的態度來敘述死者的平生，對這件事他可能誇大其詞，但是亞歷山大裡亞和君士坦丁堡的來往非常密切，倒是不會有虛構危險。任何人只要提到阿里烏斯的死(他在廁所時腸子突然爆裂開來)，就會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說他是被人毒死，還有人認為是老天的報應。


[378]
 　西裡爾特意提到君士坦丁在位時，在地球內部發現十字架，但是君士坦提烏斯統治的年代，十字架顯然是出現在天際。這種不一致的說法，可以證明西裡爾不知道，就是因為偉大的神跡，君士坦丁才會改變宗教信仰。使人感到更為奇怪之處，君士坦丁死後不過12年，西裡爾被任命為耶路撒冷主教，接替愷撒裡亞的歐西比烏斯，所以他不應該不知此事。


[379]
 　很難說清楚太陽光環這種自然現象能對西裡爾的聰明才智有多大幫助。


[380]
 　我們感到惋惜的是，格列高利·納齊安贊只給阿塔納修斯寫了一篇頌詞，而不是一部傳記，但是我們從他的書信和申辯書中，找到更為豐富而可信的材料，真是讓我們喜出望外。我不願模仿蘇格拉底的辦法，他根本不給自己找麻煩，只參考阿塔納修斯的著作，就發表與他有關史實的初版著作。然而不論是蘇格拉底，還是態度嚴肅的索佐曼，或者博學的狄奧多里特，提到阿塔納修斯一定會與教會的歷史聯繫在一起。經過蒂爾蒙特和本篤會編輯孜孜不倦的努力，才搜集到所有相關的事實，查證所有令人疑惑的史料。


[381]
 　阿塔納修斯不合常規的聖職任命，很少在宗教會議裡提出來，作為反對他的證據。但是也很難想像，在埃及主教的集會中會正式證明偽造的謊言。


[382]
 　阿塔納修斯並非不屑於撰寫友人安東尼的傳記，只是小心提到，安東尼這位聖潔的修道士預知阿里烏斯異端釀成災難，感到悲痛。


[383]
 　君士坦丁一開始用口頭的言辭來威脅，但是有需要才使用文字，後來他的書信逐漸採用脅迫的口氣。他要求教堂的大門應該為所有的人敞開時，他只是避免提到阿里烏斯那讓人討厭的名字而已。阿塔納修斯就像手段高明的政客，非常清楚其中的差別，盡量利用機會找借口拖延下去。


[384]
 　梅勒提烏斯派在埃及就像多納圖斯派在阿非利加一樣，由於主教的爭執激化而轉變為宗教迫害。我沒有空去追述這些默默無聞的爭論，看來像是為阿塔納修斯的偏見和埃皮法尼烏斯的無知所誤導。


[385]
 　索佐曼指出六位主教受到殘酷的迫害，但是阿塔納修斯對阿爾塞尼烏斯和聖餐杯的事件，已經大獲全勝，所以對這些嚴重的指控，根本就沒有理會。


[386]
 　皇帝在召集宗教會議的信函中，好像預先評斷某些教士，用來譴責阿塔納修斯就更為有利。


[387]
 　在奉獻給聖阿塔納修斯的教堂中，用這種場面當作主題繪製一幅畫，比起神跡或殉教故事更有意義。


[388]
 　歐納比烏斯提到在類似狀況下，君士坦丁無情而輕信的奇特案例。辯才無礙的索帕特是敘利亞哲學家，他與皇帝建立很好的友誼，使禁衛軍統領阿布拉維斯感到很氣憤。運穀物的船隻因為南風未起而受到延誤，君士坦丁堡的民眾大為不滿，索帕特被控使用魔法控制風向，判處斬首。蘇伊達斯(11世紀拜占庭辭典編纂家)補充說明，君士坦丁希望借執刑證明自己已放棄異教徒的迷信。


[389]
 　阿塔納修斯被赦回後，在卡帕多細亞的維米尼阿庫姆和愷撒裡亞晉見君士坦提烏斯。蒂爾蒙特認為君士坦丁在潘諾尼亞時，曾介紹他與三位皇家兄弟見面。


[390]
 　這位行政官員對阿塔納修斯感到極為厭惡，獲得格列高利·納齊安讚的讚許。


[391]
 　阿塔納修斯的編年紀事不正確，造成很多查證的困難，留在羅馬的年代有不同的說法。瓦列西烏斯和蒂爾蒙特各執一詞，但是我贊同瓦列西烏斯的假定，格列高利篡奪他的職位以後這段時間，只夠一次到羅馬的行程。


[392]
 　要是貪污能夠用來促進宗教的利益，加圖和錫德尼就是很好的例子。為了一個流放獲得釋回的案件，前者說他花錢賄賂，後者答應已經收下。對於阿塔納修斯有爭議的動作，他的律師可以拿這個案例為他辯護，也可以證明他的行為完全合法。


[393]
 　撒爾底迦會議通過的教規，允許向教皇提出申訴，故其權威性跟宗教大會已不相上下，這樣的行動不是出於無知就是人為安排，為尼西亞宗教會議帶來很大的困擾。


[394]
 　阿塔納修斯不遺餘力在暗中抨擊君士坦提烏斯時，還提出保證說他非常尊敬皇帝，我們並不相信總主教的表白。


[395]
 　雖阿塔納修斯見機保持沉默，蘇格拉底偽造一封信來反駁，但卡利亞里的魯西菲提出無破綻的證據，證實有威脅之事，就是君士坦提烏斯自己也都承認。


[396]
 　我對於烏爾薩西烏斯和瓦倫斯的忍氣吞聲，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們給羅馬主教尤里烏斯和阿塔納修斯的信，內容大同小異，沒有什麼差別，這樣就有一封信出了問題，因為前者是要求赦免他們的罪，後者是以平等立場要求修好。


[397]
 　阿塔納修斯用訴諸情感的怨言、立場嚴正的反駁和強詞奪理的爭吵，來為自己的清白無辜提出辯護。他認為被當作證據由他具名的書信是出自偽造，要求他的秘書和僭主來出庭做證，前者是否寫了這封信，而後者是否收到。


[398]
 　皇帝公開宣稱，比起擊敗馬格嫩提烏斯和西爾瓦努斯，他要阿塔納修斯降服之心更為急切。


[399]
 　希臘的作家提到米蘭會議不夠完善，錯誤百出。好在巴羅尼烏斯從韋爾切利教會的檔案獲得歐西比烏斯的一些書信，還有就是一份年代久遠的傳記《米蘭的狄奧尼西烏斯》，後來經波拉達斯發表，我們才知道會議的大致情況。


[400]
 　很多主教受到職位、禮物和飲宴的誘惑而不能自拔，如果對他們期望太高，就會感到痛心。普瓦提埃的奚拉裡說道：「我們與反基督君士坦提烏斯的鬥爭中，他用手撫摸我們的肚子，而不是用鞭子抽打我們的背脊。」


[401]
 　撒爾底迦會議的正統教派感到非常得意，要是兩派的主教很公平地投票，表決結果是94對76。蒂爾蒙特感到很驚異，多數派在優勢不大的狀況下，竟敢對敵手毫不留情，很多主教遭到免職。


[402]
 　蒂爾蒙特搜集奧修斯的平生事跡，對於這位科爾多瓦的主教，在開始時極盡欽佩之能事，後來加以斥責。對他的墮落和變節大家一致感到哀慟，謹慎的阿塔納修斯不置一詞，比起奚拉裡盲目而極度的狂熱，是有很大的差別。


[403]
 　西部的悔過者陸續流放到阿拉伯或蒂巴伊斯沙漠、托魯斯山區最僻遠的地方、弗裡吉亞最蠻荒的曠野，與不信神的山民在一起。當被判為異端的埃提烏斯被流放到西裡西亞的莫普蘇埃斯提亞，心中感到極為快慰，但是在阿卡西烏斯建議之下，流放地改為安布拉達，這個地區居住一群野蠻人，經常受到戰爭和瘟疫的蹂躪。


[404]
 　阿塔納修斯後來延請安東尼和經過挑選的修道士從山區下來，向亞歷山大裡亞人宣講他本人的神奇事跡，這位大主教親自到城門口去迎接。


[405]
 　皇帝或他那群阿里烏斯派的秘書要是表現出極為氣憤的態度，等於洩露對阿塔納修斯的畏懼和尊敬。


[406]
 　有關這次屠殺的詳細情節非常奇特，引用的資料是一字不漏抄自抗議書，這是事件發生後第三天，亞歷山大裡亞的正統派教徒公開呈送給有關當局的。


[407]
 　約翰遜教派信徒經常將阿塔納修斯和阿爾諾作比較，樂於詳盡敘述他們虔誠的信仰和宗教的熱忱，對教會的功績和遭受放逐的事跡，這兩位都是知名的早期基督教神學家。


[408]
 　[譯注]埃及利比亞沙漠的一處綠洲。


[409]
 　這個故事和下一個都不太合情理，要是阿塔納修斯居住在避難所，那也是特殊狀況下偶一為之。


[410]
 　帕拉狄烏斯是最早寫出這逸事的作者，他曾與那位少女談過話，這時她已十分年老，仍很高興記得虔誠而聖潔的關係。我對巴羅尼烏斯、瓦列西烏斯和蒂爾蒙特假正經的態度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像這樣的故事與莊嚴的教會史很不相稱。


[411]
 　阿塔納修斯致修道士的信中，充滿像這樣的譴責之詞，公眾自然信以為真。為對收信人表示恭維，特別把君士坦提烏斯比擬為法老、亞哈、伯沙撒等暴君。要是大無畏的奚拉裡在尤里安叛教後，再發表強烈抨擊之詞，實在說不會有多大危險，但魯西菲把他的誹謗言論送給君士坦提烏斯，差一點就讓他成為殉教者。


[412]
 　阿塔納修斯就這件事所作的抱怨，隨後展現在菲利克斯的選舉作弊事件上。三個宦官代表人民，三個高級教士以宮廷做榜樣，取代市郊的行省主教所具有的職權。


[413]
 　戈德弗羅伊對這個題材查驗得非常仔細，這裡有三種異端的表達形式：「榮耀歸於聖父經由聖子在聖靈之中」「榮耀歸於聖父和聖子在聖靈之中」「榮耀歸於聖父在聖子和聖靈之中」。


[414]
 　君士坦丁統治的時代，優斯塔修斯被放逐以後，組織嚴密的正統教派開始離心離德，最後惡化形成分裂，整個時間延續達八十年之久。在很多教堂裡的阿里烏斯派和「本體同一」論者，相互之間否定對方的領聖餐儀式，但是會一起參與祈禱。


[415]
 　保羅受苦的一生的最後舞台是在庫庫蘇斯，這偏遠小鎮位於卡帕多細亞、西裡西亞和小亞美尼亞接壤處，地理位置很不清楚，容易產生混淆。羅馬時代從愷撒裡亞到安納扎布斯築有一條大道，經由這道路可直達那地點。


[416]
 　阿塔納修斯很肯定地表示，保羅是被謀殺，他認為下手的人不是泛泛之輩，有確鑿證據就是費拉格利烏斯，他是阿里烏斯派的劊子手。然而他也很清楚，這些異端分子會把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死亡歸之於疾病。蘇格拉底一味服從阿塔納修斯的說法，不像索佐曼沒有偏見，審慎懷疑阿塔納修斯的意見。


[417]
 　馬其頓尼烏斯執行宗教迫害工作的主要助手，是尼柯米底亞和庫濟庫斯的主教，他們的德行受到尊敬，尤其都有仁慈的心腸。我忍不住要提醒讀者，就是用最精明的神學眼光，也很難分清Homoousion和Homoiousion之間的差別。


[418]
 　[譯注]1702年法國路易十四在位時，對新教徒進行宗教迫害，在南部的塞文山脈地區引發大規模的叛亂行動，隨後頒發《南特敕令》給新教徒信仰自由，才使動亂平息。


[419]
 　多納圖斯派的自殺行為用拉濟阿斯的例子當作正當的理由，這件事記載在《馬加比二書》第十四章。


[420]
 　當局這種行為與羅馬的異教徒官員不相上下，那時也大力鎮壓巴庫斯信徒和摧毀伊西斯的廟宇。


[421]
 　歐西比烏斯和利巴尼烏斯都提到君士坦丁假虔誠之名的褻瀆神聖行為，但是兩人的看法不一樣，後者很明白地宣稱：「他使用奉獻的金錢，但是沒有改變合法的崇拜。即使廟宇都處於赤貧的狀況，他還是會一味地搜刮不已。」


[422]
 　利巴尼烏斯說，皇帝常把一座廟宇白白犧牲掉，就像對待一條狗、一匹馬、一個奴隸或一隻金盃那樣。這位虔誠哲學家很審慎地提到，這些褻瀆神聖的寵幸很少有好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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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尤里安在高盧被軍隊擁立為帝 進軍獲得成功 君士坦提烏斯殞於軍中 尤里安的內政修明(360—363 A.D.)


 一、君士坦提烏斯逼使尤里安陷入絕境(360 A.D.)

羅馬人在宦官和主教可恥的暴政下痛苦呻吟時，讚揚尤里安的聲音除了在君士坦提烏斯的宮廷中無法聽聞外，早已歡天喜地地傳遍整個帝國的其他角落。日耳曼蠻族畏懼年輕愷撒的強大兵力，尤里安的部隊與他並肩作戰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感激的省民在他的統治下歡欣地慶賀。但是那些反對他的佞臣，為他的德業所激怒，總是秉持著一種奇怪的想法：人民的朋友就是宮廷的敵人。打一開始，尤里安的名聲在宮廷中就受到懷疑，弄臣對於運用諷刺的言辭來損人很有一套，他們經常賣弄這種伎倆並得到皇帝的讚賞。這些小丑認為尤里安的簡樸生活，不過是裝腔作勢而已。而對於有哲學家氣質的武士的穿著和人品，他們竟用「被發左衽」「沐猴而冠」等荒謬的字眼加以嘲笑。他們認為這位愷撒處理公務的能力是多嘴希臘人虛張聲勢的傳聞，這個投機取巧的士兵，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古樹參天的學院裡學會戰爭藝術。惡意誣蔑的聲音終於被勝利的歡呼所壓倒，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征服者不再被當作蔑視的對象來肆意戲弄，君士坦提烏斯把部下的功勞據為己有，以滿足自己卑鄙的野心。

按照古老的習俗，君士坦提烏斯在用月桂冠表彰榮譽的信函中，以君王的名義將之發佈到各行省，裡面卻根本不提尤里安的功績：「君士坦提烏斯綜攬全局，調度有方；臨陣當先，激勵鬥志；指揮若定，獲得大捷；呈獻戰場生擒的蠻族國王，必使戰勝之英名永垂不朽。」事實上，他離戰場的距離還有40天的行程。
[1]

 像這樣過分誇耀的說法，根本不可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就是皇帝也不能自欺欺人。而且君士坦提烏斯私下認為，羅馬人的稱譽和關愛，是隨著尤里安的地位上升而來的，因此內心產生不滿，這使他聽信技巧高明的阿諛者那些惡毒的謗言。他們策劃了害人的計謀，表面看起來不僅光明正大而且振振有詞。他們非但沒有抹殺尤里安的功勳，反而承認並誇大他有極高的聲望、優秀的才能和卓越的功績。但是他們在暗中毫無根據地影射：如果善變的群眾肆意妄為，擁戴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如果獲勝軍隊的主將，受到報復私仇以及獨尊野心的誘惑，那麼愷撒的德業很快就會轉變為危險的罪行。君士坦提烏斯在御前會議中將他個人的恐懼解釋為對公眾安全的顧慮，但是在私下裡甚至在他內心深處，其實是用畏懼奪權來掩飾他對尤里安無與倫比德行的痛恨和嫉妒的心態。

高盧平靜無事而東部各行省卻危在旦夕，這為皇家的大臣們提供了一個看上去極為合理的借口，來施行他們卑劣的計謀。他們決定解除尤里安的兵權，把用來護衛他的個人安全和高貴地位的忠心耿耿的部隊全部召回去。那些身經百戰而又身強力壯的老兵，在萊茵河岸征討凶狠的蠻族，現在要被調到遙遠的戰場對付波斯國王。就在尤里安趁著在巴黎冬營期間，手裡掌握行政大權，可以盡心發揮全力推行政務時，有一位護民官和一位司法官匆匆抵達，這讓他感到非常驚異。他們帶來皇帝的命令，讓他貫徹執行，不得表示任何反對意見。君士坦提烏斯的旨意是：將尤里安統治下的凱爾特人、佩圖蘭特人、赫魯利人和巴塔維亞人組成四個軍團
[2]

 ，這些蠻族士兵雖然目前軍紀良好、威名大振，但全部要調離他的麾下。同時其他的部隊每個單位要挑選300名最勇敢的青年，這些人數眾多的特遣部隊，也可以說是高盧軍隊的精華，要立即開拔加速行軍，竭盡全力在戰役開始前抵達波斯的邊界。
[3]



愷撒心中已經預料到這道命令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為此感到極為悲傷。為了使參加協防軍的志願人員踴躍投效，特別規定他們不會越過阿爾卑斯山，被調到別的地區去打仗。這事關帝國的信用和尤里安的榮譽，所以一定要保證遵守雙方約定的條件。背約和高壓的行為，使日耳曼不受羈絆的武士喪失信心，激起他們的憤怒之情，就他們而言，誠實是最高貴的德行，自由是最有價值的財富。過去，軍團的成員享有羅馬人的頭銜和特權，應徵入營防守共和國的疆域；但是現在這些傭兵部隊，聽到共和國和羅馬古老的名字，根本無動於衷。高盧是他們出生的家園，他們全心全意依附著這片土地，過著自古以來所習慣的生活。他們喜愛尤里安，從內心對他表示感激和欽佩，同時輕視並痛恨皇帝。他們害怕勞累不堪的行軍、波斯人如雨的箭矢和亞細亞熾熱的沙漠，因而提出抗辯。他們認為保護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不僅是當務之急，也是神聖的責任。所以，他們奉獻自己只為了拯救家園，卻已經沒有餘力去做分外之事。高盧人得知了迫在眉睫和無法避免的危險，這更加深了他們的憂慮和苦惱，等到行省的兵力被抽調一空，日耳曼人失去了武力的震懾，就會違反所訂的和平條約。雖然尤里安的指揮能力和戰鬥精神依舊，但是軍隊的實際戰力已經虛有其表，在無效抵抗之後，人民和皇帝必然會將國家的災難歸罪於他，而他不是成為蠻族營地的俘虜，就是君士坦提烏斯宮廷的罪犯。

假如尤里安遵從接到的命令，等於是給自己簽下死刑判決書，有受他提拔的部下也都會被株連；但正式拒絕是叛逆行為，不啻在向君士坦提烏斯宣戰。皇帝冷酷的猜忌心理、帶有絕對權威的命令再加上奸詐的計謀，使尤里安沒有辯白和解釋的餘地，何況愷撒沒有獨立自主的地位，很難藉故拖延時日以從容思考謀求對策。獨坐愁城更增加了尤里安的憂慮，宦官早就懷著惡意把薩路斯特從現職調走，現在連能放心商量的人都沒有。他甚至不能用大臣的背書來加強說明的份量，因為他們也害怕因涉入本案而隨著高盧一起毀滅。解除兵權的時機事先經過仔細的考量，正值騎兵將領盧庇西努斯
[4]

 被派到不列顛，去驅退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的入侵，以及弗羅倫提烏斯為了估算貢金前往維埃納。後者是一個狡猾而腐敗的政客，遇到緊要關頭不願分擔責任，一直規避與尤里安見面，因尤里安曾向他表示，在君王主持的會議中，任何重要的決定，一定要統領出席才有效。此時，愷撒因宮廷信使言語粗魯和糾纏不休的請求，感受到很大的壓力。他們甚至表示，如果他想等大臣回來再處理，那等於是承認自己犯下拖延的罪行，連帶使他們也將遭到處決的命運。尤里安沒有抵抗的能力，但也不願執行命令，於是用很慎重的詞句請求辭去愷撒的職位，甚至說這正是他的意願。然而對於紫袍，他無法光榮保有，更無法安全捨棄。

經過痛苦掙扎後，尤里安迫使自己承認，卓越的臣民應以服從為美德，只有君主才夠資格判定全民福祉。他發佈命令，貫徹執行君士坦提烏斯的旨意。有些部隊開始向阿爾卑斯山進軍，從幾個守備部隊抽調出來的特遣隊，行進到指定地點集結。士兵穿過成群驚惶而恐懼的省民時感到極為困難，群眾想用無言的絕望或大聲的哀鳴來激起他們的憐憫，士兵的妻子手裡抱著幼兒，混合著悲傷、柔情和憤怒的語氣，指控丈夫將她們拋棄。這種生離死別的場面使愷撒起了惻隱之心，派出相當數量的驛車運送士兵的家人，
[5]

 盡力撫慰他給大家帶來的艱苦。這些可視為最高明的手段，更增加了愷撒個人的聲望和戍邊部隊的不滿。一大群武裝人員的悲痛很快產生暴戾之氣，他們的怨言在帳篷之間傳播，隨著時間的消逝變得肆無忌憚，他們心裡開始醞釀大膽的反叛行動。在護民官默許下，一份誹謗文字在一個極為恰當的時機於暗中散佈，生動描述愷撒被罷黜的羞辱、高盧軍團受到打壓的痛苦以及亞細亞暴君的卑劣惡行。君士坦提烏斯派來的奴僕對於危險情勢的發展，感到驚慌且已提高警覺，逼著愷撒盡快讓部隊開拔，但對於尤里安誠懇而明智的勸告，沒有經過考慮就加以拒絕。尤里安的意見是部隊不要行軍通過巴黎，並且暗示最後的會晤會產生危險和誘惑。


 二、尤里安被高盧軍隊擁立為帝之始末(360—361 A.D.)

收到部隊快要接近的通報，愷撒親自前往迎接，他登上建在城門前一塊平地上的將壇，在仔細辨識軍官和士兵以後，根據他們的階級和功勳，特別加以示意。尤里安在部隊的環繞下，對他們發表精心推敲過的談話，他用感激的語氣讚許他們的戰功，鼓勵他們要用英勇的姿態接受賜予的榮譽，這會使他們受到極有權勢而且出手慷慨的君主的另眼相看，同時訓誡他們在奧古斯都的指揮下，要心悅誠服地從命和立即奉行。士兵擔心不合禮儀的喧囂會觸犯他們的統帥，更擔心這會讓人懷疑是他們受到收買而傷了大家的感情，只有保持沉默，克制內心的激動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在躊躇一陣以後，部隊解散回到駐地。愷撒招待麾下重要的軍官，用很溫馨的話語提到大家的友情，希望能報答一起贏得勝利的夥伴，可惜現在因為大家即將分離而失去了這份榮幸。他們離開宴會時，心中充滿哀傷和困惑，也為未來崎嶇的命運而懊惱不已，迫得他們告別敬愛的主將和自己的家園。現在他們只有鼓起勇氣，眾志成城，不得已採用權宜的辦法，才能使高盧的軍隊不致分崩離析。大家這股怨氣慢慢形成一場真正的叛亂，他們有正當的理由抱怨，使得不滿的情緒急劇高漲，再加上飲酒消愁，激昂的熱情完全失去控制。在離開的前夕，部隊縱情於毫無節制的飲宴之中。到了午夜時刻，衝動的群眾手拿著刀，執著弓，帶著火把，蜂擁到郊區圍住皇宮
[6]

 ，根本不理會這一行為極有可能會在未來給他們帶來危險，他們大聲叫出致命而無法收回的字眼：「尤里安·奧古斯都!」煩惱的愷撒在懸而未決時，思考受到混亂歡呼聲的干擾，他只得緊閉宮門不加理會。現在他把持住自己，讓他本人和尊貴的地位不要與夜間產生騷動的意外事件扯上關係。

到了次日清晨，士兵因無人理會而情緒衝動，強行進入皇宮，到處找尋他們要擁立的對象，拔出刀劍護衛尤里安通過巴黎的街道，將他安置在將壇上，不斷用皇帝的名號向他歡呼致敬。他身為皇室後代子孫，諄諄受教於審慎和忠誠，抗拒叛逆的計謀，不以受到暴力脅迫為托詞，具有威武不能屈的德行。於是他轉過來要說服群眾，更要堅定自己不變的意念。尤里安時而乞求他們的憐憫，時而則表現出自己的氣憤，懇請他們不要玷污不朽勝利所帶給他的聲名。同時他提出保證，只要他們即刻恢復原來的忠誠，從皇帝那裡獲得的不僅是表示感激的赦免，甚至連惹起義憤的命令都可以撤銷。但士兵自知已經犯下大罪，他們要的是尤里安的衷心感謝而不是皇帝的大發慈悲，大伙的熱情逐漸變得沒有耐心，等到失去耐心就會產生無法克制的狂怒。毅力驚人的尤里安在大家的祈求、指責和威脅下，一直堅持到這天的第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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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沒有屈服，一直到最後他確信，要想活命，就必須答應登基。他在部隊一致的歡呼聲中，升坐在臨時拿來的一面盾牌上，一個製作得很精美的項圈正好用來作為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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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答應發放給士兵們一筆相當數目的犒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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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才結束登基大典。新即位的皇帝不知是真的悲傷到了極點，還是表面上裝腔作勢，很快回到寢室最幽暗的角落，不再現身。

尤里安的悲傷是出於他的清白無辜，但是有些人根據傳聞，不相信他的動機和表白，在這些人的眼裡，他的清白無辜顯得極為可疑。他具有活躍而積極的心靈，能容納各種對立的概念，像是希望和畏懼、感恩和復仇、責任和野心、愛護聲譽和害怕指責。但是要從這些情緒中計算產生的影響和作用所佔的份量，進而確定行為的原則，都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這些行為可能逃避旁人的觀察，而所依循的原則是用來指導或迫使尤里安採取行動。部隊之所以產生不滿，完全是敵人惡意的陰謀詭計，他們發生暴亂是基於利害和情緒的自然影響。要是尤里安想用外表看來很類似的偶發狀況，掩飾他早有深遠計劃的行事，那麼他必須施展最高明的策略，不僅無此必要也不能保證一定成功。他當著朱庇特、阿波羅、馬爾斯、密涅瓦，以及所有其他神明的面，發表很嚴正的聲明，一直到擁戴他當皇帝的前夜，還完全不知道士兵的圖謀。要是對一位英雄的榮譽和一位哲學家的誠實，都秉持懷疑的態度，那麼這個人的氣度未免太過於狹窄。

然而尤里安抱著迷信的想法，認為君士坦提烏斯是神明的敵人，而自己是神明的寵兒，這可能鼓勵他去盼望和懇求登極即位的幸運時刻盡快到來，天命注定了他能為羅馬人恢復他們那古老的宗教。當尤里安接到叛變的消息，帶著聽天由命的態度，只想暫時先休息一會兒。事後他告訴朋友，說他看到帝國的保護神在房裡等候，帶著不耐煩的神色催他趕快進去，責備他缺乏勇氣和野心。他極為驚異而且感到困惑，於是向偉大的朱庇特祈禱，立刻收到明確的神諭，他必須遵從神的旨意和軍隊的要求。這種說法完全違背理性的原則，不僅引起大家的懷疑，也在規避我們的探查。無論他是否在暗示他那高貴的心靈已經充斥著宗教狂熱的精神，但是要是尤里安如此加以輕信，或者是玩弄狡猾的手段，就已經證明他的德行和正直的最重要原則被腐蝕了。

安撫擁戴者的過度熱情，保護敵對方面的人員，防範暗中的陰謀活動，但是表面要等閒視之以免產生意外，危害到君王的生命和尊嚴，這是新登基的皇帝第一天最關心的工作。尤里安決心要維護既有的地位，並仍想要拯救國家不陷入內戰的慘劇，拒絕與君士坦提烏斯的優勢力量一爭高下，始終不願讓忘恩負義的指責有損自己的人格。在軍隊旗幟和皇家儀仗的裝飾下，尤里安出現在戰神廣場的士兵面前。全體人員生氣勃勃充滿熱情，為他們的門生、他們的領袖以及他們的朋友能夠登上帝座而感到興奮不已。尤里安簡單敘述過去的勝利，歎息所遭受的痛苦，稱許正確的決定，激起他們對未來的希望，同時阻攔他們輕率的衝動。他特別提到，東部的皇帝只要願意簽署相互平等的條約，他們必須放棄征戰的念頭，以平靜保有高盧各行省為滿足，而如果他無法獲得部隊嚴肅的認同，那麼他就不解散這次的集會。

尤里安以這樣的理念為基礎，用自己的名義以及軍隊的副署，寫了一封言不由衷但相當克制的信函，由御前大臣彭塔狄烏斯和寢宮總管優錫裡烏斯前往傳送，並且指派這兩人充當使臣，負責接收回信，觀察君士坦提烏斯的態度和神情。這封信的署名依然用著愷撒的謙恭稱呼，尤里安雖然表現得彬彬有禮，但是卻斷然要求君士坦提烏斯認可他奧古斯都的頭銜。這次晉陞不合常規，但仍然是正當的行為，基於部隊的義憤和脅迫只有勉強從命。他承認他的兄長君士坦提烏斯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保證每年呈送諸如西班牙馬匹之類的禮物，挑選相當數量的蠻族青年用來補充東部的軍隊，接受君士坦提烏斯依據權責和忠誠所挑選的禁衛軍統領，但是他自己保有軍隊、稅務和治理阿爾卑斯山以北各行省的權力以及所有文職和軍職官員的任命權。他規勸皇帝多向公正的老成之士請教，不要相信私心自用的阿諛者的陰謀伎倆，他們就想趁著混亂大撈一筆。他勸皇帝接受這個公正而光榮的條約，這對國家和君士坦丁家族同樣有利。尤里安在這次談判中，除了到手的利益並沒有要求得到更多，他職責所及的範圍長久以來包括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各行省，這些行省仍舊會服從更有獨立自主權勢的西部皇帝。士兵和人民聽到事情解決的消息感到極為喜悅，慶幸於自己的雙手無須沾染犯罪的血跡。弗羅倫提烏斯成為亡命之徒，盧庇西努斯是被關的囚犯，凡是不滿新政府的人員全部被解除武裝，但是他們的安全也能得到保護，留下的空缺按照功績推薦，由君王分派任命官員，根本不理會宮廷的鉤心鬥角和士兵的鼓噪叫囂。


 三、尤里安穩定內部迅速向東方進軍獲得勝利(360—361 A.D.)

進行和平談判要有實力做後盾，必須拿出全副力量準備戰爭。尤里安在這個混亂的時代開始徵兵，擴充編製，把軍隊掌握在手裡並保持隨時可以出動的狀態。馬格嫩提烏斯的黨徒之前遭到殘酷迫害，使高盧充滿無數逍遙法外的幫派和強盜，對於他們所信任的君王，這幫人很高興接受他的招安，願意服從軍紀的節制；但是君士坦提烏斯本人和他的政府，還對這些不法之徒保持勢不兩立的仇恨態度。這年到了適合大軍作戰的季節，尤里安親自率領軍團，在克裡夫斯附近的萊茵河上架橋，準備懲罰阿陶裡人不守信用的犯罪行為。這個法蘭克人的部落在分治帝國的邊界上肆意掠奪，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是前所未有的冒險，行軍要克服重重困難，突破以前君王認為難以進入的國土，最終尤里安征服了敵人獲得光榮勝利。

等他賜給蠻族和平後，他從克裡夫斯到巴西爾沿著萊茵河巡視防務，考察的重點是從阿勒曼尼人手裡光復的區域，越過遭受蹂躪最慘重的貝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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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次年冬天將大本營設在維埃納。這條高盧的天塹在增添碉堡工事後，已經改進和加強了防禦的能力。尤里安希望經過這次慘痛的教訓，就算他無法親身在此坐鎮，懾於他遠播的威名，蠻族也不敢輕舉妄動。瓦多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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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勒曼尼人當中唯一令人產生敬畏之心的君王，這個狡猾蠻族的作為和行動，將影響到其他部族遵守條約的義務。瓦多邁爾的部隊不受季節的限制，可以隨時出兵，危險的戰爭威脅到地區的安定。尤里安運用計謀奇襲了阿勒曼尼人的君王。瓦多邁爾因為職責需要認識了一位朋友，他毫無戒心地接受了羅馬總督的邀請，在宴會當中被逮捕，被當作俘虜送到西班牙的內陸去囚禁。等到蠻族從極度驚愕的狀態中恢復過來，皇帝已經率領大軍來到萊茵河，接著渡河抵達對岸，在第四次的遠征行動中，重新讓敵人對他產生悚懼的印象，獲得蠻族的敬畏。

尤里安派出的使臣接到訓令，要竭盡全力完成重要的任務。但是，在他們通過意大利和伊利裡亞時，行省的總督故意加以阻撓，要求辦理各種費時的手續，使得行程受到耽擱。從君士坦丁堡到卡帕多細亞的愷撒裡亞，這段路更是緩慢得讓人心焦，最後終於獲得同意覲見君士坦提烏斯。這時皇帝從官員送來的急件中獲知了最不利的消息，讓他對付尤里安和高盧軍隊的希望落空。他帶著不耐煩的表情聽讀來信，戰慄的信差在氣憤和輕蔑的眼光下辭下去，君王的容貌、姿態和狂暴的語氣，表現出內心的混亂。君士坦提烏斯和尤里安由於一位是海倫娜的兄弟，而另一位是她的丈夫，雙方可以重歸於好，現在因公主的死亡，兩人的關係也隨之瓦解。海倫娜曾經多次懷孕，但是次次流產，最後還因此喪失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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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西比婭終其一生對尤里安保持善意的好感，甚至還會對海倫娜產生嫉妒的心理，同時她那溫和的影響力，使君王能夠節制憤怒的情緒。因此，君士坦提烏斯在優西比婭死後，開始自暴自棄地縱情聲色，完全落入宦官的奸謀和包圍之中。

但是外敵侵略的危機使他不得不暫時停止懲罰私人的仇敵，轉而向波斯邊界進軍，他認為不妨先明示條件。對於尤里安和他那一夥犯罪的死黨，不法篡奪統治權，他有網開一面的仁心，因而提出嚴苛要求：僭越的愷撒要公開表示拒絕奧古斯都的稱呼和位階，這是來自叛徒的擁戴；他必須屈就過去的職位——權責有限、行事不能獨斷的臣子；他必須將國家和軍隊的大權，交到宮廷指派的官員手中；他必須相信自己的身家性命獲得赦免，這項保證由加利克主教埃皮特克圖斯公開宣佈，這位阿里烏斯教派的神職人員是君士坦提烏斯的寵臣。談判在相距3000英里的巴黎和安條克之間進行，條約的磋商浪費了幾個月的時間，但是沒有任何成效。

尤里安很快體認到自製而尊敬的行為，對於不共戴天的仇敵，只是助長對手囂張的氣焰，於是很勇敢地下定決心，不顧一切把生命和前途投入內戰，誓要與君士坦提烏斯分出最後的勝負。他公開用軍禮接見法務官李奧納斯，對著專注的群眾宣讀君士坦提烏斯倨傲的信函。尤里安用謙和的語氣鄭重聲明，為了對原來擁護他登基的支持者有所交代，只要他們同意，他就馬上放棄奧古斯都的頭銜。像這樣裝點門面的提議很快在那高呼著「奧古斯都尤里安，在軍隊和人民的授權之下，繼續統治你所拯救的共和國」的聲音下銷聲匿跡。群眾的呼聲就像雷鳴一樣響徹整個廣場，君士坦提烏斯的使臣嚇得臉色蒼白。尤里安接著讀信函的後面部分，皇帝指責尤里安忘恩負義：他曾授予尤里安紫袍的高位，抱著關懷之心很仁慈地讓尤里安接受教育，當尤里安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時，幼年生活都是他在照顧。

這時尤里安的情緒激動得無法克制，要讓大家來為他主持公道，因此打斷讀信，不禁喊道：「說我是孤兒!殺害我全家的兇手，怎麼會拿『你是一個孤兒』來責問我？是他逼我報這血海深仇，說真的，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想忘掉這件事。」集會解散後，尤里安費了很大的勁來保護李奧納斯，沒讓群眾拿他發洩心頭的怒氣，然後讓他帶著回信去回報自己的主子。尤里安表現出滔滔雄辯的豪放氣勢，帶著藐視、痛恨和憤怒情緒，將忍耐了20年之久的壓制和痛苦，全部都發洩出來。送出這個消息後，戰爭已經箭在弦上勢不可免。尤里安在幾周前慶祝基督教的顯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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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公開宣佈要不朽的眾神保佑他的安全，這等於正式拒絕君士坦提烏斯的友情和宗教。

尤里安的處境立即獲得改善，形勢更為有利。他從攔截的信件中得知，敵手身為國君，卻要犧牲國家的利益，再度誘使蠻族入侵西部的行省。有兩個倉庫區，一個已經整備完畢，位於君士坦斯湖邊，另一個位於科蒂安阿爾卑斯山山腳，由它們的位置可以推斷出兩支大軍的進軍方向。每個倉庫區儲存60萬夸脫的小麥或是麵粉，這等於是很明顯的證據，可以看出敵軍的實力和人數，能夠對尤里安實施夾擊。但是皇家的軍團仍然在亞細亞遙遠的駐地，多瑙河的守備兵力薄弱，要是尤里安突然進犯，佔領伊利裡亞最重要的行省，除了大群士兵會投效到他的旗幟之下外，產量豐富的金礦和銀礦可以為尤里安進行內戰提供充足的經費。

尤里安將士兵集合起來，向他們提出大膽的冒險行動，鼓勵他們對將領和自己要有信心，訓誡他們要維護軍隊的名聲，要使面對的敵人膽戰心驚，讓本國人民安居樂業，並且要服從自己的長官。他那充滿活力的談話，使得官兵歡聲雷動。就是同樣的部隊，當君士坦提烏斯召集他們離開高盧時，竟會拿起武器來反抗，現在倒是很快速地答應，要追隨尤里安遠赴海角天涯，生死與共。舉行效忠宣誓典禮時，士兵們把盾牌敲得砰砰作響，拔出佩劍指著自己的咽喉，發出驚悚的誓言，要為解救高盧和征服日耳曼人領袖的事業獻身，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看到這種莊嚴的保證出於感情而非責任，只有擔任禁衛軍統領的內布裡狄斯表示反對，這位忠誠的大臣孤身一人毫無奧援，在全副武裝的暴怒群眾中，堅持主張君士坦提烏斯的權力，幾乎沒有產生任何作用，只能成為空留虛名的犧牲品。他的一條手臂被劍砍斷，只有投身到被他冒犯的君王膝下懇求保護。尤里安用自己的斗篷蓋住統領，使他免於受到手下人員的傷害，讓他安全返回家中。即使敵人幡然悔悟，但還是得不到尤里安的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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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內布裡狄斯遺留的職位授予薩路斯特，高盧的行省從難以忍受的高稅下得到解救，享受尤里安友人溫和而平等的施政作為。當他還是學生時，內心就受到愛民如子理念的熏陶，並決心要將之貫徹實施。

尤里安成功的希望並非仗恃部隊的數量而是迅捷的行動，在進行大膽的計劃前，先盡量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很審慎地設想可能發生的狀況。要是在實行的過程中，審慎已無濟於事時，就用英勇衝破難關，或者聽任命運的安排。他在巴西爾的附近地區集結部隊，然後指派任務命各將領分別展開行動。一部兵力大約有1萬人馬，遵從騎兵將領內維塔的指揮，兵鋒直接指向雷提亞和諾利庫姆的中部地區。同等兵力的部隊，在約維努斯和傑維努斯的率領下，準備順著公路採用斜進的方式，通過阿爾卑斯山和意大利北部的邊界。將領接受的訓令要點是：要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和準確的前進方向；要編成接近而密集的縱隊使行軍的速度加快，這樣可以因地制宜，很快變換成為會戰的陣式；要派出強大的前哨和機警的衛兵，保障夜間的安全以避免受到奇襲；要能出人意料先行抵達，使敵人來不及編組抵抗；要能突然拔營離開以逃脫敵人的偵察；要盡量展現實力，讓敵人聞風喪膽；最後是要與國君在西米烏姆的城下會師。

尤里安自己執行最困難而特別的任務，他挑選3000名作戰勇敢而又行動積極的志願軍，要求像他們的首領一樣，要有只進無退、冒險犯難的精神。他率領這群忠誠的夥伴，毫無所懼投身於幽暗的梅西亞森林中，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黑森林，山高樹密，遮天蔽日，掩蔽著多瑙河的源頭。
[15]

 尤里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消失在了人們的視線中；他的行軍、他的勤奮和他的勇氣，在無所知曉的狀況下克服了多少困難險阻；他強行通過山巒和沼澤，佔領橋樑或是泅渡過河，沿著最直接的路線，
[16]

 根本不考慮到底是羅馬人還是蠻族的地域。最後在拉蒂斯邦和維也納之間出現，計劃在這個地方搭載部隊，然後在多瑙河上航行。由於協調良好的詐敵行動，他奪取了一小隊輕型雙桅帆船，
[17]

 這些船隻當時下錨在岸邊。通過這次出擊為軍隊獲得了足夠的糧食供應，能夠滿足不講究食物質量而胃口奇大的高盧軍隊。軍隊很勇敢地沿著多瑙河順流而下，水手都很賣力地工作，日夜不停地划著槳，加上非常穩定的順風，整個船隊在11天內航行了700英里。在他的敵人接到他離開萊茵河的信息之前，部隊已經準備在波諾尼亞下船，離西米烏姆只有19英里。在漫長而迅速的航行途中，尤里安為他的冒險大業定下了目標。很早他就接受了一些城市派出的代表團所傳達的歸順之意，立下了不戰而勝的功勳，同時他在沿河奪取帶有敵意的據點時，也盡量克制不用武力攻佔，以免曠日持久，節外生枝。多瑙河兩岸的群眾觀看到尤里安盛大的軍容，預測會發生重大的事件。一位英雄人物率領無數西方軍隊用驚人的速度進軍，將無敵的名聲傳遍鄰近地區。

盧西利安的職位是騎兵將領，指揮伊利裡亞的部隊，他收到了可疑的報告，並沒有輕易選擇拒絕或相信，雖然內心感到非常困惑，但是依然提高了警覺。他為了集結部隊，採取的各項措施不僅動作緩慢，而且猶豫不決，這時他受到達迦萊法斯的奇襲。尤里安手下的這位行動積極的軍官在波諾尼亞登岸後，帶著一些輕步兵向前推進。被俘的將領未卜生死，騎著馬被領去晉見尤里安。這時尤里安很仁慈地把他從地上攙起來。他看上去一副驚魂失魄、不知所措的樣子，於是尤里安好言去除他的恐懼和驚慌。等盧西利安驚惶甫定後，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征服者表示不服，他說是由於自己一時不察，率領的兵力不足，才會自投羅網。尤里安帶著藐視的微笑回答道：「像這樣怯懦的強辯，留著對你的主子君士坦提烏斯去說吧!當我讓你吻我的紫袍時，已經把你看成一位戰敗求饒的降將，並不是一位賣弄口舌的說客。」

既有的成功已經證明了他的預判正確，也只有大膽的行動才能獲得成功，於是他率領3000名士兵繼續前進，攻擊伊利裡亞各行省中最堅強、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他進入西米烏姆漫長的郊區，接受軍隊和民眾喜悅的歡呼。他們頭戴花朵，手裡拿著點燃的細蠟燭，引導他們承認的國君到皇家的居所，全城在喜氣洋洋的氣氛中過了兩天，賽車場也舉行比賽來表示慶祝。在第三天的清晨，尤里安向著海姆斯山的隘道進軍，佔領了形勢險要的蘇西伊雄關。這裡位於西米烏姆和君士坦丁堡的中途，分隔色雷斯和達契亞的行省，面向東邊的那一邊地勢極為陡峭，另一邊則是平緩的坡地。
[18]

 他把防衛這個要點的責任托付給英勇的內維塔。他是指揮意大利支隊的將領，能夠達成主子的意圖，貫徹行軍計劃，如期完成會師。
[19]



尤里安獲得人民的效忠，無論他們是出於恐懼還是真心擁戴，他的威名已經遠超過兵力所及的範圍。意大利和伊利裡亞的統領是托魯斯和弗羅倫提烏斯，他們兩人同時擁有最高的官職，出任徒有虛名的執政官，但竟然不戰而退，很狼狽地縮回亞細亞的宮廷。尤里安有時無法約束他那愛逞口舌之快的脾氣，為了譴責兩位執政官的行為，在編年實錄上，將他們的姓名前面加上「逃亡者」的字眼。被最高行政官員放棄的行省，全部承認皇帝的權威。他能調和自己軍人和哲學家的氣質，無論是在多瑙河的營地還是希臘的城市，都得到同樣的尊敬。

在他位於西米烏姆和納伊蘇斯的宮殿，也可說是大本營，他把一份詳述自己行為的辯白書，分送給帝國各主要城市，公開列出君士坦提烏斯機密的信函，懇求大家站在公民立場來審判這兩個競爭者，其中一位要把蠻族驅除殆盡，而另一位卻要開門迎敵。
[20]

 尤里安被指責為忘恩負義，內心受到很深的傷害，這激起他的雄心壯志，他要在兵戎相見的局面下，維持優勢的地位，不僅要在戰爭的藝術方面勝過敵人，就是訴諸情理的文字寫作上，也要高人一等。所以他要寫一封信函給雅典元老院和人民，他自己的熱情受到附庸風雅的指使，促使他把自己的行為和動機，提交給當時已經墮落的雅典人；他同樣以謙卑的敬意，就像在亞里士多德時代那樣，要求在最高法院的裁判席上為自己辯護。

他向羅馬元老院提出請求，而元老院仍舊可以賜予代表帝國權勢的頭銜，共和國雖然不存在，這種做法還是符合原有的形式。羅馬郡守特圖拉斯召開會議，宣讀尤里安的信函，承認現在他已成為意大利的主人。尤里安的請求得到同意，沒有任何人表示異議。他用很間接的方式譴責君士坦丁的改革，但是大力抨擊君士坦提烏斯的罪惡行徑，聽的人倒是頗有同感。如同尤里安本人在場一樣，元老院齊聲高呼：「吾等乞求陛下憐憫，天命所歸，唯有德者居之。」這是很巧妙的表達方式，按照戰爭結局的不同有不同的解釋，既可以說成是坦率地譴責篡奪者有負君恩，也可以說成是奉承的言辭：尤里安這次行動所帶給國家的利益，可以彌補君士坦提烏斯所有的過失。


 四、君士坦提烏斯逝世消弭帝國的內戰(361—362 A.D.)

尤里安大舉出兵和火速前進的信息，很快傳到敵手那裡。君士坦提烏斯自從沙普爾班師回國以後，在波斯戰爭之餘獲得了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為了掩飾內心的焦慮，表面裝出毫不在乎的樣子。君士坦提烏斯公開宣佈要回師歐洲，迎擊尤里安的部隊，除了提到這次軍事遠征行動對他而言就像打獵一樣輕鬆以外，其他的都閉口不談。等到營地搬到敘利亞的海拉波裡斯，他向軍隊說明他的計劃，輕描淡寫提到愷撒所犯的罪行和草率的行動，毅然向大家保證：要是高盧的叛賊膽敢在戰場對陣，光憑大家眼中發出的怒火，就能讓他們撐不下去；要是聽到大家在攻擊時的吶喊聲，他們馬上就會一敗塗地。皇帝的講話獲得軍隊的歡呼，海拉波裡斯的議長狄奧多圖斯流出奉承的眼淚，請求皇帝把叛賊的頭顱賜給他們，好掛起來裝飾城市。皇帝挑選一支特遣隊乘坐驛車出發，要是可能就固守住蘇西伊關口。原來用來對付沙普爾的兵員、馬匹、武器以及倉庫，全部轉撥供作內戰之用。君士坦提烏斯過去在國內獲得多次勝利，使他的黨徒對於成功抱持極為樂觀的看法。書記官高登提烏斯用自己的名義據有阿非利加各行省，羅馬的糧食供應被截斷，這樣出乎意料的事件，給尤里安帶來極大的災難，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駐防在西米烏姆的兩個軍團和一個弓箭手支隊向尤里安投降。但是他根據很多消息來源，懷疑這些部隊的忠誠有問題，特別是他們過去曾受到皇帝的青睞。於是他想出了一個權宜的辦法，就是借口高盧邊區兵力空虛，調他們過去擔任守備，這樣一來，可以讓他們遠離未來行動最重要的地點。這些部隊很勉強地到達意大利的邊界，但是他們畏懼漫長的行軍，以及要面對凶狠的日耳曼蠻族，於是在一位護民官的煽動下，決定留在阿奎萊亞不再前進，並且在這個難以攻陷的城市，在城牆上升起君士坦提烏斯的旗幟。機警的尤里安立即發覺這場災難為害不淺，要採取措施加以補救。在他的命令之下，約維努斯率領部分軍隊回師意大利，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奮力爭先的勇氣，開始圍攻阿奎萊亞。軍團的士兵拒絕接受軍紀的制裁，發揮技巧和毅力來進行防禦作戰，號召意大利其他地方也拿他們的勇氣和忠誠做榜樣，威脅尤里安的退路。要是他們真的敗在東方軍隊的優勢兵力之下，可說是死無葬身之地。

但是尤里安的人道思想，在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殘酷抉擇中得以保全，君士坦提烏斯的死亡恰得其時，使羅馬帝國能夠脫離內戰的苦難。寒冷的冬天也無法將君主留在安條克，就是他的寵臣也不敢忤逆他急著要報復的慾望。他有點輕微的發熱，或許是近來心神不寧引起，因旅程的勞累而加重病情。君士坦提烏斯過了塔爾蘇斯山以後，在不到12英里遠的小鎮莫普蘇克裡尼停頓下來，經過短期的調養，終因大限已到而駕崩，享年僅有45歲，在位24年(公元361年11月30日)。他的本性混合著驕奢和軟弱、迷信和殘酷，在以往國家和教會重大事件的敘述中，完全表露無遺。多年的濫權使他在當代人的眼中是極具爭議的對象，僅留下個人的功勳值得後代子孫的關注，君士坦丁最後一個兒子離開塵世，唯一對他的評論是說他遺傳其父的缺失而非能力。

君士坦提烏斯在彌留之際，遺言要尤里安接位繼承大寶，這並非不合情理，他留下年輕而溫柔的妻子，要考慮她未來的命運，何況她還懷著身孕。臨終時對妻兒的關懷之情，還是勝過永難平息的仇恨。歐西比烏斯和那批有罪的同夥，還抱著一廂情願的打算，想要選出另一位皇帝，以延續宦官的當政。但是軍隊不願從事痛恨的內戰，抱著不屑參與的態度粉碎了宮廷的陰謀，指派兩位高階軍官前往晉見尤里安，矢言帝國的軍隊要效忠他的麾下。這位君王原已制定了三種不同的對色雷斯發起攻擊行動的計劃，現在都可置之高閣，無須犧牲市民的生命，不必冒著激戰的危險，他一手攫走全盤勝利所獲得的利益。

尤里安急著重訪出生地和帝國的新都，他從納伊蘇斯出發，穿過海姆斯山區和色雷斯的城市前進。當他到達赫拉克利亞時，相距60英里以外的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全都前來歡迎。他在士兵、人民以及議員恭敬的歡呼聲中，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都城(公元361年12月11日)。無數的群眾滿懷崇敬之心擁擠在他的身旁，而當他們看到這位在缺乏經驗的幼小年紀就曾擊敗了日耳曼蠻族，現在一帆風順從大西洋岸邊，直穿整個歐洲到達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英雄人物，身材竟如此矮小，衣著又極為簡樸，也許感到頗為失望。幾天後，去世皇帝的遺體在港口上岸，他們的君王表現出悲傷的感情，不論真假，臣民均報以熱烈的歡呼。他不戴皇冠，身著喪服，步行跟隨送葬隊伍一直來到安放遺體的聖使徒大教堂。即使他這種表示尊敬的舉動可以解釋為出於自私，純粹因為死者享有皇室的出身和榮耀，但是他的眼淚毫無疑問向世人表明，他已經忘記死者對他的傷害，只記得君士坦提烏斯交託給他的責任。阿奎萊亞的軍團確知皇帝去世後，便立即打開城門，以幾位有罪的首領作為犧牲，很容易地就獲得了尤里安的赦免，這可以說是出於謹慎，也可以看作是他慷慨的舉動。他這時年僅32歲，在毫無爭議下據有整個羅馬帝國。
[21]




 五、尤里安持身之道及對宮廷的改革(362—363 A.D.)

尤里安所習得的哲理教導他應考慮個人未來的行止得失，但高貴的出身和生活所面對的特殊遭遇，從不容許他有選擇的自由。他可能真心喜愛學院的林園和雅典的社會，但迫於君士坦提烏斯早先的意願以及後來不公正的做法，這些願望全部無法實現，最後只有不顧性命和聲譽只為贏得拯救帝國的偉大名聲，要向世人和後裔保證對千百萬人的幸福負責。
[22]

 尤里安記得導師柏拉圖曾說：「管理國家和群眾的工作，永遠必須交託給特定的人物；要想規正各民族的行為，需要借助上天的智慧和眾神的力量。」每當他想到這些話，便感到自身責任重大。據此原則，他得出正確的結論：任何人要想統治國家，便應力求使自己和神靈一樣完美；應除去己身慾望，開闊眼界並調節情緒，不要讓亞里士多德的比喻得逞，要降服那頭將登上專制君王寶座的野獸。君士坦提烏斯已經死亡，尤里安在獨立的基礎上建立理性、美德，或者也可能是虛榮的寶座。他藐視崇高地位，放棄享樂生活，永遠勤奮地履行晉陞高位加之於他的職責。要是他的臣民被迫按照這位具有哲學家頭腦的君王用來自我約束的嚴格作息，來安排自己的時間和行動，沒多少人會同意讓他從皇冠的重負下解脫出來。

尤里安的飲食非常簡單，有位經常和他一同用餐的親密友人曾說，簡單而清淡的膳食(通常總以蔬菜為主)使他始終保持身心健康和舒暢，隨時充滿活力去進行繁亂而重要的工作，他就像一位作家、一位教皇、一個文官、一位將軍和一位君王的集合體。他在同一天裡得接見好幾位大使，給他的將領、文職官員、私人朋友以及統治下的一些城市，親筆寫下或口述大量的信函。他聽人誦讀剛剛收到的備忘錄，考慮請願書提出的問題，而且在說明自己的處理方案時，速度之快使得秘書連速記都有些來不及。他的思路敏捷，意志堅定，可以在同一時間內手寫、耳聽、口授；還可以同時進行幾個不同問題的思索，彼此不會干擾，而且從無差錯。等大臣都回去休息之後，君王還在飛快地處理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然後，匆匆用完餐便躲到書房中去讀書，一直到事先安排好的應在晚間處理的公務打斷他的學習和研究。皇帝的晚餐更為清淡，他從不會因消化不良而影響到睡眠。另外，他的婚姻生活時間不長，完全基於政治考慮而無愛情可言，此後潔身自好的尤里安再沒有和任何女伴同床共枕。他的秘書在前一天已睡足，精神飽滿地進屋來將他叫醒，他的僕人也要分班進來侍候。他們不知疲倦的主子除了工作，生活上毫無樂趣可言。

在尤里安以前的皇帝——他的叔父、兄弟以及堂兄弟，都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打著與民同樂的幌子，沉溺於賽車場很幼稚的比賽，雖然可以用來裝點熱鬧的場面，他們也只能作為無所事事的觀眾，把一天絕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那裡，直到2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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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全部結束為止。在盛大的節日期間，尤里安明確表示自己不合時尚，對那種無聊的娛樂不感興趣，即使是不得不在賽車場露面，往往也是毫不在意地看完五六場比賽後，像一位不耐煩的哲學家那樣匆匆離開競技場。他認為任何一段時間如果沒有用來為公眾造福，或拿來增加自己的知識，便是最大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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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他惜陰如金，短暫的統治時間似乎被拉長。如果不是那些日期全都確鑿無疑，簡直無法令人相信，從君士坦提烏斯去世(公元361年11月)到他的繼承人出發前往波斯戰場(公元363年3月)，其間僅有16個月的時間。尤里安的施政作為和功績只能靠歷史學家盡力保存，但是現存他留下的卷帙浩瀚的著作，成為展示皇帝的貢獻和才智的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厭胡者》、《愷撒》、幾篇演說詞，以及他反對基督教的一部巨著，都是在兩個冬季的長夜裡完成的，其中一個冬季在君士坦丁堡，另一個是在安條克度過。

皇家宮廷的改革是尤里安政府的當務之急，在他住進君士坦丁堡的皇宮以後，要找理髮師來服務，立刻有位衣飾精美的官員來謁見。君王帶著大驚小怪的樣子叫了起來：「我要理髮師，而不是管錢的主計長。」他詢問這個人有關僱用他的報酬，知道除了一大筆薪水外還有優渥的津貼和獎金，每天分派20個僕人來伺候他，還有很多馬匹供他使用。上千的理髮師、侍酒和廚子，供應少數官員的奢侈生活，而宦官的數量只有夏日的蟲豸可以與之相比。國君把功績和德行所獲得的優勢讓臣民來裁判，而要想使自己顯得與眾不同，就只能講究壯觀的排場，在衣飾、飲食、居所和隨從上競相爭勝。君士坦丁和他的嫡子營建富麗堂皇的宮殿，運用很多不同花色的大理石，裝飾大量的黃金材質；烹調最精緻的美食，像來自遙遠國度的禽鳥、越渡大洋捕獲的魚類，不是當令季節的水果、冬天的玫瑰和夏日的冰塊，這些不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慾，而是出於炫耀的心理。皇宮御用人員的花費超過軍團，然而維持奢靡宮廷的財富其實只要花費其中很少一部分，就足夠身登寶座者使喚，甚至足以保持其顯赫地位的華麗排場。國君故意炮製不計其數的卑賤職務，以及用賣官鬻爵的方式設立眾多的內廷高位，讓一無是處的小人購買特權，然後就可以不勞而獲，靠著國家的經費來維持而後的開銷。龐大皇室家族的浪費、增加的賞金和津貼，很快成為合法的債務。有些人為了逃避仇敵的陷害，或是想要討取別人的歡心，最後到處送賄買個平安，使得這些傲慢的賤僕得以突然致富。他們濫用自己目前的運道，根本不考慮過去或未來的狀況；他們將搶奪和貪污所得，縱情於不正當的娛樂，最後還是揮霍一空；他們穿絲質長袍，上面用金線繡出花樣，餐桌上擺滿各種美酒和豐盛的菜餚；他們建造自用的房屋，像古代的執政官那樣四周圍繞著農莊。就是地位最尊貴的市民，在大道上遇到宦官，也要下馬恭敬地問候。皇宮的奢華揮霍讓尤里安深感不齒，有時難免義憤填膺。他通常睡在地上，除了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別的他一無所取。同時他最感自負之處，不在於處處要爭強鬥勝，而是藐視皇家的排場。

為了要全面根除這場影響已超過實際範圍的災難，他急著去解救人民的痛苦，緩和他們喃喃不滿的怨言。要是人民知道皇帝勤勉的成果竟被如此浪費，對於重稅難免會產生不快的心理。但在執行這樣重要而有益的工作時，尤里安卻受到指責，說他的處置過於倉促而嚴厲。他通過一封詔書，使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荒廢得不堪用，很可恥地遣散奴隸和跟班的隨扈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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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全心奉獻服務皇室的家臣，不論他們的年資或是貧窮的狀況，毫無例外全部被趕出皇宮，也不採取補救的慈善措施，那倒確實是尤里安的作風。他很少想到亞里士多德最基本的原則，真正的德行位於兩個對立的惡行之間，與各自保持相等的距離，簡單地說就是中庸之道。華麗和精緻的亞洲式服飾，鬈發和化妝，項圈和手鐲，讓君士坦丁穿戴起來顯得如此荒謬，一直受到他那哲學家風格的繼承人的嚴詞拒絕。為了不穿矯飾的服裝，尤里安打算拋棄正當的禮儀，表現自己重視安貧樂道的精神，連梳洗和清潔的習慣都不顧。有一場諷刺劇在公眾面前演出，戲中的皇帝不僅高興而且很驕傲地談到自己指甲的長度，以及被墨水染黑的雙手，同時很鄭重地聲明，雖然他身體絕大部分長滿毛髮，但是他只用剃刀除去頭部的毛髮。他帶著自滿的神態，讚許自己濃厚稠密的絡腮鬍須，看起來像希臘的哲學家，內心真是不勝歡喜。要是尤里安向羅馬的執政官詢問對鬍鬚的看法，他們會說看不起大流士和第歐根尼
[26]

 ，認為他們留著鬍鬚不過是裝腔作勢而已。


 六、成立法庭審理罪犯及去除前朝的暴政(363 A.D.)

尤里安要是僅僅糾正前朝的濫權惡行，而沒有懲治犯罪的人員，改革的工作仍舊不夠圓滿。在寫給親密友人的一封私函中，他提到：

我們現在能從海德拉吞噬一切的巨口裡獲得解救，真令人驚愕不已。我無意把這個稱呼安在君士坦提烏斯的頭上，他已過世，願他平靜地安息!但他那些奸詐而殘酷的嬖倖，想盡一切手段來欺騙和慫恿君王，讓他溫和的天性被阿諛之言消除殆盡。不過，我的意圖不是用高壓的手段制裁這些小人。他們會遭到起訴，但為了維護他們的權利，一樣會獲得公正無私的審判。

他從政府和軍隊的高階人員中，提名六位法官負責偵辦這個案件，為了免於惡意的指責，說他是在公報私仇，就將這個特別法庭設置在卡爾西頓——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亞洲這邊的海岸，賦予審判官絕對的權力，可以宣判和執行最後的判決，不能推遲日期也不接受上訴。主席由年高德劭的東部統領，另一位同名的薩路斯特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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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德行和地位，能夠化解知名的希臘詭辯家與基督教的主教之間的爭執，使雙方修好如初。口才出眾的馬梅提努斯在旁協助，他是年度執政官當選人，最大長處是樂於為善、相信別人。但是這兩位官員在民事方面的智慧敵不過內維塔、阿吉羅、約維努斯和阿爾貝提奧這四位將領的兇猛暴力。其中阿爾貝提奧被認為獲得秘密的授權，公眾要是看到他在酒館裡倒是很平常，如果他出現在法庭上，那就令人感到很驚訝。約維烏斯和海克留斯兩支部隊的領導人員，全部一身戎裝，怒氣衝天地圍繞著法庭。法官在法律的公正和黨派的叫囂之間，受到影響而搖擺不定。

寢宮總管歐西比烏斯長久以來濫用君士坦提烏斯對他的寵愛，實行蠻橫、腐敗和殘酷的奴性統治，為了懲治他種種不法行為，對他處以恥辱的死刑。保羅和阿波德尼烏斯被處死(前者被判活活燒死)，他們要為數百位羅馬人的寡婦和孤兒負責。但這種贖罪的方式並不完全適當，因為這些人是遭到合法暴君的出賣或謀殺。但正義女神(要是我們用阿米阿努斯這種悲慘的表達方式)自己也要為烏爾蘇盧斯的命運痛哭流淚。帝國財務大臣流出的鮮血，是對尤里安忘恩負義的指控，因在皇帝早年最不幸的時刻，誠實的大臣勇敢而慷慨地伸出援手。暴戾的士兵被烏爾蘇盧斯毫不在乎的態度所激怒，認為案情嚴重，要判處他死刑。皇帝感到十分內疚並且公眾也對此多加指責，個人受到很深的傷害，為撫慰烏爾蘇盧斯的家人，把充公的家產發還。在這年的年底，他們用禁衛軍統領和執政官的紋章旗幟裝飾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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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魯斯和弗羅倫提烏斯向鐵面無私的法庭俯首認罪，乞求大發慈悲饒恕他們的性命，前者被放逐到意大利的韋爾切利，但是後者被判處死刑。明智的君王應該獎賞托魯斯的罪行，因為正是他的無能使得叛軍高歌猛進，而他卻拿恩主和合法君王的宮廷作為避難所。但弗羅倫提烏斯的罪行證明法官的嚴厲確實很公正，他逃避的行為更顯出尤里安的寬宏大量。皇帝大義凜然制止告發人，不要為了圖謀私利而進行辛勤的調查，即使自己非常氣憤，也不願打探這邪惡逃亡者的藏身之處。

卡爾西頓法庭解散後過了幾個月，阿非利加的統領代理人書記官高登提烏斯和埃及公爵阿爾泰米烏斯，在安條克被公開處決。阿爾泰米烏斯是這個最重要行省的僭主，進行暴虐而腐化的統治；高登提烏斯長期以來用誹謗的手法，誣蔑尤里安本人和他的品格操守。然而審判和定罪的程序在執行時顯得極為拙劣，對公眾而言，他們像是君士坦提烏斯的支持者，因堅守忠誠的原則而遭到殺害，使得邪惡的罪犯反而獲得莫大的光榮。至於服侍過君士坦提烏斯的其他人員，受到法條不咎既往的保護，可安享他們所接受的賄賂，無論是抵抗尤里安的軍隊，還是壓迫孤獨無依者，都不會遭到懲罰。這些措施在執行時必然會貶低皇權的無上尊嚴，但就治國最正確穩健的原則而論，實在值得我們的嘉許。尤里安因群眾不斷的請願感到非常頭痛，尤其是埃及人大聲要求歸還他們呈獻的禮物，因為過去的政府行事太過草率或者違法。他預見到這令人困擾的案情會引起不斷的訴訟，於是提出保證，要是這些埃及人能前往卡爾西頓，他願親自接見，聽取他們的請願並做出裁決。一般而言皇帝之言神聖而不可違背，但等這些人登岸後，他卻頒布一道嚴厲的命令，禁止船員運送埃及人到君士坦丁堡。這些失望的當事人只有留在亞洲海岸，等到耐性和金錢全部消耗得一乾二淨，只能在不停的抱怨聲中回到自己的家鄉。

君士坦提烏斯招募了一支密探、特務和告發者大軍，為使一人酣然入睡，不惜干擾數百萬人的安寧，現在被心胸開闊的繼承人全部解散。尤里安產生疑懼時會慎重處理，施展懲處時懷著慈悲心腸，基於判斷、自負和勇氣的效益，藐視叛逆的行為。他自認有莫大的功績，相信他的臣民之中沒有人敢在戰場上與他交手，或者企圖謀害他的性命，甚或坐上已空的寶座。哲學家能夠理解不滿情緒在倉促間發起的攻擊，英雄人物瞧不起空有野心的計謀，知道叛逆分子會為情勢所迫，完全談不上機運或能力，全都無法勝任謀朝篡位的工作。安卡拉有個市民為自己準備了紫色的服飾，這只是輕率的違制行為，但在君士坦提烏斯統治之下，能夠將其定為死罪。這個市民有個敵人，想盡辦法向尤里安提出控告。國君派人經過詳盡的調查後，就派告發者帶著一雙紫色的拖鞋，送給這位市民當禮物，使他的特殊嗜好能夠增加光彩。一件更危險的謀叛涉及十位貼身侍衛，他們決定在安條克附近的訓練場下手刺殺尤里安，但由於飲酒過量而洩露了陰謀，被鏈條鎖著帶到自尊心受打擊的君王面前。尤里安把他們邪惡而愚蠢的行為數落一頓後，並沒有像他們想像那樣將他們處以受盡酷刑的死罪，只是把兩名首惡分子宣判放逐之後結案。只有一件案例讓尤里安違反了他已成習慣的仁慈作風，那就是處決一名少不更事的青年。他幻想這個青年用無縛雞之力的雙手，搶奪執掌帝國的大權。但是年輕人是騎兵將領馬塞盧斯的兒子，這位將領在高盧戰爭的第一次戰役中，背棄愷撒的陣營，成為共和國的叛徒。尤里安其實並沒有因個人的氣憤而任性施加報復，只是把兒子和父親所犯的罪行混淆了，沒有弄得很清楚。馬塞盧斯的不幸使他得到了與君王和解的機會，對於公正的法律所施於他的痛苦，皇帝願意盡力去治癒這個傷口。


 七、尤里安的施政作為及其治國的風格(363 A.D.)

尤里安並非不知自由權利的可貴，他從學習中吸收古代聖賢豪傑的精神。然而他的生命和機運，完全取決於一個暴君反覆無常的個性。等他登上寶座，有時會覺得自己為之驕傲的品格受到了羞辱，因為宮廷的奴隸不敢指責他的缺失，也就沒有資格稱讚他的德行。他確實痛恨東方的專制政體，在戴克裡先、君士坦丁等帝王漫長的80年統治後，這種體制終於在帝國建立。尤里安經常沉思考慮，要把貴重的皇冠視為無物，即使捨棄帝座也在所不惜，只是迷信的動機制止他採取行動。但是他絕對拒絕使用「我主」或「主上」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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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羅馬人對這個用語已經是耳熟能詳，早已遺忘這些用語原來具有奴性和屈辱的根源。君王對覆沒的共和國懷抱尊敬之心，連帶對執政官的位階和職稱都極為珍視。對於審慎的奧古斯都偽裝出的行為，尤里安經過選擇很樂意加以採用。在元旦破曉以後(公元363年1月1日)，新任執政官馬梅提努斯和內維塔趕往皇宮向皇帝致敬。聽到他們快要到達的消息，尤里安從帝座上一躍而起，很熱誠地走到前面去迎接，表現出非常謙恭的態度，使得面紅耳赤的官員不知所措。他們離開皇宮向元老院進發，皇帝步行走在他的抬輿前面。注視的群眾讚許這帶有古代遺風的行列，但是私下不免責怪，在他們眼中這種行為會貶低帝王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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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尤里安的舉止和態度還是贏得了民眾一致的支持。在賽車場觀看比賽節目時，他不知是出於故意還是疏忽，當著執政官的面舉行釋放奴隸的儀式。這時他忽然記起已經侵犯另一位官員的審判權，立即下罪己詔處以10磅黃金的罰鍰，等於是向羅馬世界宣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尤里安基於施政的理念和對出生地的關懷，把古代羅馬的元老院所能享受的榮譽、利益和權勢，照樣授予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有一個合法假設被提出來，後來也逐漸建立，那就是將國家議會的一半遷移到東部，尤里安的專制政體繼承人接受元老院議員的頭銜，承認自己是備受尊敬團體的成員，獲得代表羅馬令名的尊榮。國君把他的注意力從君士坦丁堡延伸到行省的地方元老院。他一再頒布詔書，取消不公正而且帶來危害的豁免權，就是這類特權的存在，使得很多怠惰的公民無須服務國家。他運用強制的手段，讓公民以平等的方式共同負起公共的責任。要是按照利巴尼烏斯非常生動的說法，他讓帝國垂危的城市恢復活力、光輝和靈性。

古老的希臘在尤里安的內心激發出最溫柔的憐憫之情。當他思念起那些顯赫天神、蓋世英雄以及超越於神明和英雄之上的凡夫俗子，不禁感到嚮往不已，就是這些人把才智的碑銘和德行的典範，遺留給千年萬世的後代子孫。他把伊庇魯斯和伯羅奔尼撒的城市從水深火熱之中拯救出來，恢復原有的美麗和壯觀；雅典視他為恩主，阿爾戈斯受他的奧援；高傲的科林斯享有羅馬殖民區的尊榮，再度從廢墟中崛起，從鄰近的自主城邦那裡索取貢金，目的是支付地峽的競賽費用，這一競賽過去以在競技場中獵殺黑熊和花豹而聞名遐邇；伊利斯、德爾斐和阿爾戈斯這三座城市，從古代遙遠的祖先那兒繼承了神聖的地位，能夠使奧林匹克、德爾斐和涅墨亞的競賽永垂不朽，
[31]

 對於提供貢金的要求可以獲得豁免。科林斯人很尊敬伊利斯和德爾斐，讓他們免去繳納貢金的義務，但是貧窮的阿爾戈斯受到了無禮的迫害，沒有獲得同意。他們派出代表團提出微弱的抗議，在行省長官的敕令之下只有閉口不言，因為長官住在首府，只考慮當地的利益。在裁決之後過了7年，尤里安同意將這個案子提交高等法庭審理。他在審判的過程中進行干預，用犀利的口才為一個城市辯護，所以後來阿爾戈斯才得到平反，他認為這個城市是阿伽門農的皇居、
[32]

 馬其頓國王和征服者的發源地。
[33]



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大，繁重的軍事和民治工作倍增，鍛煉著尤里安的才能。但他常以演說家和法官的身份出現，這在現代歐洲的君主看來是不可思議之事。早期有幾位愷撒熱心精研以理服人的藝術，他們的繼承人在軍事上無知，卻偏偏充滿亞洲那種講究排場的自傲，把這些重要的統治術忘得乾乾淨淨。身為君王卻對自己懼怕的士兵，不惜自貶身份向他們高談闊論，而對看不起的元老院卻始終保持疏遠的沉默。君士坦提烏斯盡力避開元老院的會議，但就尤里安看來，這正是他大談共和制的原則，充分顯露一位雄辯家才能的最佳場所。他像在學校演練雄辯術般，輪番試驗多種方式的讚頌、批評和告誡話語。他的朋友利巴尼烏斯說，尤里安對荷馬有深入研究，他不僅學會且能模仿墨涅拉俄斯言簡意賅的風格、涅斯托耳滔滔不絕的氣派，以及尤利西斯悲憤有力的雄辯。
[34]

 法官的職能與君王的身份並不相稱，尤里安把它當作一種職責和個人的樂趣來行使。儘管他信賴禁衛軍統領的誠實和能力，還是常常親自坐在他們身邊提出自己的判斷。他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可以揭穿和擊敗極力掩蓋事實真相、曲解法律含義的公訴人所使用的骯髒伎倆。他有時忘記自己處於極為特殊的地位，提出一些考慮不周或不合時宜的問題。當他不同意法官、公訴人和其委託人的看法而堅持己見時，放大的聲音和激動的身體流露出內心的強烈情緒。然而，因他清楚自己的脾氣，促使他鼓勵甚至請求友人和大臣對他的話提出反駁。而每當他們對他一時情緒衝動的表現，大膽提出異議時，在場人員都能看出他們的君主表現出羞愧與感激之情。尤里安的法令以公正原則為基礎，君王的法庭最容易出現兩種危險傾向，就是講求表面的同情和平等，他都極力加以避免。他判定案件的是非，從不考慮當事人的處境，雖然極願意幫助窮人，但如果有錢有勢對手的控訴完全合理時，窮人也會被判罪。他特別注意分清法官和立法者的界線，
[35]

 儘管他曾考慮要對羅馬的法律進行改革，但在判案時，完全依據法律條文明確和嚴格的含義，此一原則是行政官員所必須執行，廣大臣民所必須遵守的。

如果皇帝被剝去紫袍，光著身子被拋到廣大的人群中去，必然立即沉入社會的底層，絕無出頭的希望。但是尤里安的德行和能力，就某些方面看來，和他幸運的出身沒有太大的關係。不論他選擇何種謀生之道，靠著他無畏的膽略、靈巧的機智以及強烈的進取精神，他都應當能得到他所從事職業的最高榮譽，因而即使尤里安在一個國家中生而為普通平民，也有可能使自己上升到大臣或將領的地位。如果可厭而難以捉摸的權力轉移使他的希望落空，或者他明智地拒絕那條通往偉大的道路，那麼，他把現有的才能用於勤奮學習，所獲得的幸福生活和不朽名聲絕非任何一位帝王所能想像。要是用非常仔細甚或挑剔的眼光描述尤里安，總感到他似乎還缺乏某種特質，才能達到最完美的整體形象。他的才智不如愷撒那樣崇高而偉大，他沒有具備奧古斯都無比周詳的審慎，圖拉真的美德比他更為穩定和自然，馬可的哲學比他更為簡樸和單純。然而，尤里安在逆境中表現得極為堅定，在順境中又是那麼謙和。從亞歷山大·塞維魯去世以後，整整過了120年，羅馬人才又看到一位以履行職責為樂趣，不辭辛勞減輕臣民的痛苦，振奮臣民的精神，始終要把權威和才能、幸福和美德聯繫起來的皇帝。無論是政壇上的黨派或宗教方面的教派，雖然對背教的尤里安不無感歎，但都認為他在和平時期及戰爭時期，已經表現出超人的才智，對他的國家充滿愛心，身為君王能與統治世界的帝國相得益彰。


 第二十三章 尤里安的宗教信仰 一視同仁的寬容作風 企圖恢復異教的多神崇拜 重建耶路撒冷神廟 運用各種手段對基督徒進行迫害 宗教外衣下的偏袒行為(351—363 A.D.)


 一、尤里安的宗教信仰和叛教行為(331—351 A.D.)

尤里安扮演的「背教者」角色損害到他的名聲，德行受到狂熱情緒的蠱惑，結果使得他的過錯被誇大和渲染。後人對他的瞭解不多，總認為他是一位具有哲學思想的君王，想方設法用一視同仁的態度保護帝國所有的教派，同時要緩和從戴克裡先的詔書到阿塔納修斯被放逐這段時期在人民心中湧起的神學熱潮。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尤里安的性格和行為，就能知道他並未免於當時普遍存在的通病，如此就不至於對這位君王產生偏愛的印象。將他最要好的朋友和勢不兩立的敵人對他描繪出的不同形象加以比較，有助於我們保持公正的立場，避免產生先入為主的看法。

一位明智而坦誠的歷史學家，是他在生死存亡之際的公正目擊者，忠實描述了尤里安的種種行為。當代人士提出的證言看法倒是一致，從皇帝本人許多公開和私下的聲明中得到證實。他的多種著作完全表明他對宗教所抱持的觀念，要是從政策上考慮，他只會盡量加以掩飾，絕不會大肆張揚。虔誠而忠實地崇拜雅典和羅馬的神祇，形成尤里安的主導情結。受到迷信和偏見的影響，開明思想被腐蝕和削弱，原來只存在於這位皇帝腦海裡的幻影，對帝國政府產生了真正有害的後果。基督徒憎惡他人崇拜神話和傳奇中出現的神明，不惜將他們的聖壇推倒，這些狂熱的信徒集中力量，和臣民中相當大一部分人保持著勢不兩立的狀態。尤里安有時出於對勝利的渴望或遭到排斥而產生的羞辱感，真禁不住想要破壞法律的正義和謹慎的作為。他所唾棄而極力反對的教派竟然獲勝，不免要誣蔑尤里安的名聲。他的背教行為最終失敗，使他遭到虔誠教徒排山倒海的抨擊，發動譴責的信號是格列高利·納齊安贊
[36]

 吹出的響亮的號角。
[37]

 在積極進取的皇帝短暫的統治期間，接二連三發生很多重大事件，值得詳細而公正地描繪一番。現在謹將他的動機、意圖以及各種行為，凡與宗教史有關的部分都將一一說明。

狀況奇特而影響重大的背教行為，產生的原因可以從尤里安成為孤兒、落入殺害他全家的兇手手裡那段早期的生活中去尋找。幼小的心靈對生動的印象十分敏感，於是基督和君士坦提烏斯的名字、奴隸和宗教的概念，很快在他的內心深處聯繫在一起。他的童年生活是由尼科米底亞大主教歐西比烏斯照顧，
[38]

 這位主教與他的母親一方有親戚關係，直至尤里安滿12歲以前，他從基督教導師那裡學到的不是如何成為一位英雄，而是要成為一位聖徒。當時的皇帝關心塵世的皇冠遠勝過天上的寶座，滿足於僅保有新入教者的地位，而讓君士坦丁的兩個侄兒
[39]

 去接受洗禮
[40]

 。兩兄弟還得在教會中擔任低階教職，尤里安曾在尼科米底亞教堂當過讀經師。皇帝刻意培養他們對宗教進行研究，希望產生信仰虔誠的後果。他們祈禱、齋戒、向窮人散發救濟、對教士贈送禮物、到殉教者的墳墓致祭，加盧斯和尤里安在愷撒裡亞共同建立聖馬馬斯雄偉的紀念碑
[41]

 。他們用恭敬的態度和以聖潔聞名的大主教交談，誠懇地請求僧侶和隱士為他們祝福，這些人自願過艱苦的修行生活，並把這種精神引入卡帕多細亞。
[42]



等到這兩位親王接近成年，在他們對待宗教的問題上可以顯出彼此性格的差異。遲鈍而固執的加盧斯天生具有宗教熱忱，完全接受基督教的各種論點，但基督教從未影響他的行為或約束他的慾望。弟弟的個性非常溫和，對福音書的信條並沒有反感，神學體系可以滿足他那活躍的好奇心，解釋神明奧秘難知的本質，對看不見的未來世界想像出無限遠景。但是，尤里安的獨立精神使他不願屈就於被動和無條件的服從，那是教堂裡傲慢無知的神職人員，藉著宗教的名義所強加於人的要求。他們把自己主觀的看法當成正式的法律，拿永恆懲罰的恐怖作為後盾。但是，當他們試圖改變年輕親王堅定的思想、言論和行動時，等於在無形中激發了他那早已伺機而動的天才，從此他再也不承認神學導師的權威。他在小亞細亞有關阿里烏斯思想鬥爭的攻訐中受到教育，
[43]

 東部主教的激烈言論、信條的不斷更換以及唆使他們採取行動的非宗教動機，無形中堅定了尤里安的偏見，認為他們對如此吵鬧不休的宗教，既不能深入理解也無法真正相信。他無法用關切的心情聆聽基督教的證言，以增強對教會的信心，而是始終抱著懷疑的態度和無法克服的厭惡情緒，固執而機敏地抵制那套教義。每當年輕的親王奉命對正在進行的爭論發表演說時，尤里安總是明確表示自己站在異教教派那邊，借口為力量弱小的一派進行辯護，可以使他的學問和智慧得到充分的訓練和發揮。

加盧斯一朝得勢穿上紫袍以後，尤里安也獲得了自由，得以從事文學和異教思想的研究。有一大批詭辯家為皇家學生的愛好和慷慨所吸引，在希臘的學術與希臘的宗教之間建立嚴密的聯繫，荷馬的詩篇不被看成人類天才的極致而受到讚揚，卻被一本正經地歸於阿波羅和繆斯的靈感。不朽的詩人描述奧林匹克神祇的形象，即使對毫無迷信心理的人而言，腦海裡也會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熟悉他們的名字、性格、外形和特徵，使得這些虛幻的人物都能真實而具體地存在，讓神話產生令人嚮往的迷惘，明知與理智和經驗完全格格不入，卻又使得我們的想像能夠暫時而不完全地接受。在尤里安那個時代，各種情況都會有助於延續和加強虛無的幻覺：希臘和亞細亞的神廟、藝術家藉著繪畫或雕刻表現詩人的作品以領會神祇的恩典、節日及獻祭活動的盛大場面、占卜術的流行、民間關於神諭和神跡的傳統說法以及2000年古老的傳統習俗。多神教表現出軟弱的一面，因為溫和的主張能獲得民眾相當程度的諒解，異教的宗教熱忱和任性的懷疑學派頗能兼容。
[44]

 希臘人的神學思想並不要求完整而統一的體系，以把信徒的心靈全包括在內，而是由上千個鬆散而堅韌的部分組成，神祇的僕人可以自行確定宗教信仰所欲達到的程度。尤里安為他自己所選定的信條範圍甚廣。有一個奇怪的矛盾現象是，他排斥福音教加在身上的有益束縛，卻自願把理性獻給朱庇特和阿波羅的神壇。尤里安有一篇獻給天神之母西布莉
[45]

 的禱詞，提到他曾向個性柔弱的祭司要求供奉犧牲，弗裡吉亞的男童毫不考慮後果答應照辦。虔誠的皇帝用嚴肅的態度親自提筆描述女神從帕加馬的海濱來到台伯河口的全部航程，並且講到一件極重要的神跡，使得羅馬元老院和人民全都相信，被他們的使臣遠涉重洋運來的用泥土做成的神像，真正具有生命、情感和力量。
[46]

 他為證明這一神跡的真實性，請求大家去觀看該城的公共紀念碑，然後用帶有幾分刻薄的筆調，攻擊有些人裝腔作勢和不識大體，竟然譏笑自己祖先的神聖傳統。

存在於人民之中的迷信思想為虔誠的哲學家所真誠接受，並且大力宣揚和鼓舞，但尤里安卻為自己保留了自由解釋的特權，而且他自己已經靜靜告別教堂的聖壇，轉向廟宇神殿的密室了。極端荒唐的希臘神話，用一種清晰可聞的聲音向眾人宣告，虔誠的探索者不能滿足於表面的含義，更不可以被嚇住，必須勤奮探求謹慎的古人有意用愚昧和寓言的面具加以掩蓋的深奧難測的智慧。柏拉圖學派的哲學家諸如柏羅丁、波菲利和聖潔的揚布利庫斯，將嘲喻作用發揮到極限，緩和與修正受到扭曲的異教形象，因而被人尊為大師。尤里安在揚布利庫斯入門弟子埃得西烏斯的指導下進行研究，一心只想獲得這方面的學問。他一本正經地聲明，這種價值遠高於帝國在世上的財富。
[47]

 這倒真是財富，但只在自己的主觀看法上才能產生價值。任何自以為能從雜亂的岩層中找到珍貴礦脈的藝術家，也有同樣的權利賦予其自認為最能表達自己愛好的名稱和形象。

阿提斯
[48]

 和西布莉的神話已由波菲利做過解釋，他的努力更激發尤里安的勤奮和虔誠，他自己創作和出版了這個古老而神秘的寓言故事。這種毫無根據任意解釋的做法，可能滿足柏拉圖學派的高傲情緒，卻暴露出他們在文藝上的虛榮。要是沒有冗長的細節描寫，現代讀者就很難對那些充斥著怪異的隱喻、揣摩的字根、誇張的瑣事以及自認為在揭露宇宙體系的哲人難以捉摸的奧秘，形成正確的概念。異教神學的傳統說法多如牛毛，研究者在進行解釋時，隨意挑選對他而言最方便的情節。他們對神學的翻譯是一種可以任意做解釋的密碼，能從任何一個寓言故事中，得出最適合他們宗教和哲學體系的解釋。裸體維納斯的淫蕩形象可加以歪曲，用來揭示道德觀念和實質真理；阿提斯受到閹割，可解釋為太陽在回歸線之間運行，人類的靈魂要與罪孽和過錯永遠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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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尤里安的哲學思想和神學體系(351 A.D.)

尤里安的神學體系包括了「自然宗教」最崇高、最重要的原則，但是整個架構未能建立在神啟的基礎上，信仰缺乏堅實的保證，以致柏拉圖的門徒落入低級迷信的習慣中。而且在尤里安的行動、著作和思想中，把神性的普通概念和哲學概念全部混淆在一起。虔誠的皇帝承認並崇拜宇宙的永恆動因，認為它是無限自然之中最完美的根源，為凡人肉眼所不能見和理解所不能及。用柏拉圖的觀點來說，至高無上的上帝創造或產生不同層次的神祇、魔鬼、英雄和凡人，全部依賴他那不滅的靈魂，從第一動因獲得生命的造物都被賜予天賦的永生。如此珍貴的恩惠不能隨便給予卑下的生物，因而造物主把創造凡人，以及安排動植物和礦物界的美好和諧秩序的任務，交付給了有此種技術和能力的下級神明去做，把這個低等世界的各種工作委託給神聖的使臣去管。但是他們的治理工作不夠完善，難免出現矛盾和失誤。於是，地球及其上的居民被他們瓜分，馬爾斯、密涅瓦、墨丘利或維納斯的性格，從他們各自不同的信徒所遵循的法則和態度中，可以很清楚地找到根源。只要人類不朽的靈魂還被桎梏在不能長存的軀殼裡，請求上天賜恩或赦罪就符合所要的利益和職責，因人類的虔誠崇拜可以滿足神明的驕傲情緒，神明的感官則假定會從下界所獻犧牲的煙霧中得到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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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級神祇有時可能會在神像上附身，居住在為他修建的神殿裡，偶爾會到地上巡視，但他的寶座安置在天上，代表真正的榮譽。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運行有不變規律，被尤里安很輕率地用來作為萬物永恆存在的證據，這種永恆性足以充分證明這不是下級神祇，而是萬能造物主的高深技術。在柏拉圖學派的理論體系中，可見世界是不可見世界的一種形式，各種天體的形成都瀰漫著神明靈性，可作為接受宗教崇拜最適當的對象。太陽發出暖和的光芒遍及整個宇宙，使生命得以繁殖綿延，生生不息，應該被視為邏各斯閃光的代表，作為全能天父鮮明、理性和仁愛的形象，受到人類的頂禮膜拜。

在缺乏真正創作靈感的時代，總會代之以狂熱的強烈幻覺和欺騙的模仿伎倆。如果是在尤里安那個時代，這類手法只有異教的祭司曾拿來使用，以維持他們即將滅亡的事業，這應該說是他們特有的興趣和習慣使然。但是，那些哲學家本人竟然也幫著濫用人類的迷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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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的神秘教義得到現代柏拉圖學派慣用魔法或妖術的支持，這就不能不令人吃驚而茫然了。這些人士吹牛說自己能控制自然的變化，探索未來的奧秘，命令亡靈鬼魂為他們服務，欣然會晤高層神祇並與之相談甚歡，並能使自己的靈魂與臭皮囊分離，重新與無限的神靈結合在一起直到永恆。

尤里安的好奇心虔誠而無所懼，使那些哲學家懷抱很大的希望，認為他是很容易掌握的對象，且從剛改變信仰的年輕人所處地位來看，這種成功可能產生至關重要的效果。埃得西烏斯在帕加馬建立學院，因受到迫害而四處漂泊，尤里安倒是從他的口中第一次瞭解有關柏拉圖學說的基本知識。受人尊敬的哲人精力日衰，無法滿足積極勤奮而又才思敏捷的學生所提出的要求，於是由兩位最有學問的門生剋裡桑特斯和歐西比烏斯按照他的意願取代年事已高的老師。兩位哲學家為扮演不同的角色，事先做了充分準備並完成了分工合作。他們運用沽名釣譽和假裝爭辯的手法，挑動那迫不及待的渴求者的希望，最後又把他交給了他們的同夥——膽大包天且最有能耐的法術大師馬克西穆斯。

就這樣，剛滿20歲的尤里安便在他的安排下，在以弗所秘密入門。從他在雅典住所的所來往人士中可清楚看到哲學和迷信違反自然的結合。他獲得了正式加入埃琉西斯秘密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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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權。這教派在希臘宗教普遍衰頹的情況下，還能保留一些原始聖潔的遺跡。尤里安的宗教熱情是如此高漲，竟為了通過神秘的儀式和奉獻，完成清洗罪孽的偉大工作，而拉攏埃琉西斯教派的大祭司，專程邀請他前往高盧皇宮。入會儀式於寂靜夜晚的山洞深處進行，新入教者要對這種神秘儀式絕對保守秘密，因此我就不必描述。通過入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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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官或想像會誕生陰森可怖的聲音和火花四射的妖魔，之後他沐浴在一道天光裡，內心感到舒適並豁然領悟。在以弗所和埃琉西斯的深山，尤里安的頭腦為真誠、深刻、堅定的信仰熱情所滲透，難免有時會表現出虔誠的欺騙和偽善，這是最認真的狂熱信徒性格中無法避免的過失。

尤里安從那時起決定獻出自己的生命為神祇效力，即使戰事、政務和學習佔去他的全部時間，仍然在深夜保留部分時光專為自己祭拜祈禱之用。這位軍人和哲學家的嚴厲態度之所以會趨於緩和，與宗教信仰的節制私慾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他要奉行嚴格而瑣碎的規定。為了祭拜牧神潘或墨丘利、赫卡特或伊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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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安在規定的日子裡，拒絕食用引起守護神反感的食物。自願的齋戒使得他的感覺和意識保持在最合適的狀態，有幸經常接待神祇非常親切的訪問。儘管尤里安本人出于謙虛從不談及此事，但據忠心的友人演說家利巴尼烏斯說，尤里安一直都與神祇和女神保持交往。他們為了和喜歡的英雄交談，經常從天上來到人間，常常觸摸他的手或頭髮，使他從睡夢中醒來；每當尤里安面臨危險，他們總是預先提出警告，並運用正確無誤的智慧，為他的一生指示前進的方向；還提到他與這些天上來客的關係極其親密，能夠很容易分辨出朱庇特與密涅瓦的聲音，阿波羅和赫拉克勒斯的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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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的禁慾和狂熱情緒讓他在睡夢或清醒時見到幻象，這使得皇帝的高貴身份降低到普通埃及僧人的地位。但是安東尼和帕科米烏斯終其一生全在虛無縹緲之中度過，致使一事無成。而尤里安卻能夠從迷信的夢幻中清醒過來，拿起武器去作戰，在沙場上征服羅馬帝國的敵人後，安詳地回到御帳之中，睿智而合理地指導帝國執行法律，並在文藝和哲學方面發揮他的才智。


 三、宗教狂熱所形成的寬容政策(361—363 A.D.)

尤里安曾將背教行為的重大秘密告訴給了一些與他有著友情和宗教的神聖聯繫的忠誠的新入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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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有趣的謠言不斷在篤信古老宗教的人們中間流傳。帝國所有行省的異教徒，把他未來的偉大成就作為希望、祈求和預言的目標。他們抱著美好的期望，期盼著熱忱而善良的改變信仰的皇帝，可以消除所有的禍害，讓他們重獲每一種福祉。對他們虔誠的渴望和熱情，尤里安不僅不反對反而公然巧妙地表示，他決心要到達一個能夠對他的國家和宗教都發生作用的地位。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對古老的宗教始終抱著敵視的態度，他那喜怒無常的脾氣時而保護時而又威脅著尤里安的生命。專制政府愚蠢到懼怕法術和占卜，嚴格禁止此類活動，要是異教徒只是進行祭拜活動，還能勉強同意。但是以尤里安所處的地位，這種宗教的寬容對他並不適用。不久以後，背教者成為皇位的指定繼承人，現在顯然只有他的死亡才能解除基督徒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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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年輕的親王並不願意成為殉教者，而是要獲得英雄的榮譽。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他開始隱瞞自己的宗教信仰，對於這個內心感到十分厭惡的教派，多神教的溫和態度容許他參加基督教的禮拜活動。利巴尼烏斯把他這位朋友的虛偽態度，說成值得讚揚而不是應該批評的行為，這位演說家說道：

就像玷污過的神像重新安置在宏偉的聖殿裡，尤里安所受教育帶來的愚昧和謬誤，全部從頭腦裡被清洗乾淨，重新散發出美麗的真理之光。他的思想已經產生變化，要是公開承認會給自己帶來危險，他的行為只能一如既往。伊索寓言的驢子用獅皮掩飾自己，恰好相反，我們這頭雄獅要用一張驢皮將自己偽裝起來。他聽從理性的指導，奉行審慎和必要的生存法則。

從在以弗所秘密加入異教直到內戰開始，尤里安的偽裝隱匿持續了十多年，在開始東征後，才公開宣稱他是耶穌和君士坦提烏斯勢不兩立的敵人。他在莊嚴的節日不得不盡自己的義務參與基督徒的集會，這種強迫自己忍耐的情況更堅定了其信仰。尤里安懷著去見戀人般的急切心情，回到供奉朱庇特和墨丘利裡的家庭聖殿，自由自在地焚香膜拜。誠實的人要時時偽裝必然十分痛苦，公開承認自己信奉基督教，使得他的思想自由受到壓制，迫使他在行為上違反人性中的高貴品德——忠誠與勇氣，這更增加了他對這種宗教的厭惡。

尤里安雖然受過基督教的神聖洗禮而成為其中的一員，但是就他的思想傾向而言，寧可接受荷馬和西庇阿父子的神祇，也不願信奉他的伯父在羅馬帝國建立起來的新宗教。但是作為哲學家，他有責任說明自己之所以反對基督教的道理，因為現在有眾多的信徒、持續的預言、光輝的神跡和大量的證據在支持這個教派。

他在準備波斯戰爭期間寫了一部長篇著作，其中敘述的具體內容，許多都是他經過長期沉思默想所探索的論點。有些殘篇斷簡被亞歷山大裡亞的西裡爾抄錄並保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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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他的敵對分子。尤里安的文章是機智和學識、詭辯和宗教狂熱的奇妙結合，高雅的風格和作者的地位使這些作品大受歡迎。被視為基督教寇仇的邪惡人員名單中，即使是波菲利的名字與品德高尚而又名聲遠揚的尤里安相比，也難免顯得大為遜色。忠誠教徒的虔誠心靈或是受人誘騙，或是受人威脅，或是自己驚慌失措。異教徒有時參加寡不敵眾的爭辯，可以從皇帝傳教士的通俗著作中，得到取之不盡的詭辯的反駁論點，用來大聲激辯。這位羅馬皇帝對神學的研究極其喜愛，吸取了好辯的神學家的狹隘偏見和狂熱。他為自己訂下永不後悔的誓約，要竭盡全力支持和宣傳他的宗教觀點。當他為自己使用的辯論武器所發揮的力量和技巧私下激賞不已時，對於敵手如此固執己見地抗拒他所提出的理由和辯論的才華，難免要懷疑對手是否誠心參加辯論，或者他們根本沒有理解的能力。

基督徒對尤里安的叛教行動心懷恐懼和憤怒，他們真正感到害怕的不是他的論點而是他的權力。異教徒看到他的狂熱信仰，急切盼望立即點燃一場迫害的烈火，以殲滅神祇的敵人；希望他用帶著惡毒仇恨的智慧發明獨特的死刑和殘酷的刑具，這些刑具必定超出前任皇帝的意想之外，不像他們空有專橫的憤怒而缺乏經驗。但是，所有或恐懼，或期待著的教派都對這位看重自己名聲、重視社會安寧和人民權利的君主謹慎的人道主義做法大感失望。尤里安受到歷史經驗的啟發，經過反覆的思考，認識到儘管身體的疾病有時可以用下重藥的辦法治癒，但心靈的偏差意識無論是烈火或刀劍都無法去除。內心不服的受害者可以被強拉到聖壇下，但他內心卻仍然對褻瀆神靈的活動十分憎惡，完全不能接受。壓迫只能更加深宗教信仰的執著甚至可以讓人為之瘋狂。況且，等到迫害時期過去以後，曾經屈服的人會馬上向自己的神表示懺悔，照舊恢復自己原來的信仰。那些始終堅持己見的人，可以得到榮名成為聖徒或殉教者。

尤里安非常清楚，如果他採用戴克裡先及其共治者所採用的殘酷政策，不僅沒有辦法獲得成功，而且只能使自己在後人心目中留下暴君的罵名。早先就是因為異教徒行政官員的嚴厲手段，使得基督教得以成長茁壯，如果還要照舊施為，會使基督教增添新的榮譽。在這些動機的驅使之下，加上擔心打亂尚未穩固的統治和社會的安寧，尤里安展現出一個政治家或哲學家的胸襟，頒布了出乎世人意料的詔書，向羅馬世界全體臣民許諾，要實行自由和平等的寬容政策，對基督徒提出唯一的嚴厲要求，就是剝奪折磨其他教派的權力，包括那些被他們惡毒地稱作偶像崇拜者和異端分子的同胞。異教徒獲得優惠的許諾和明確的命令，將他們的廟宇對公眾開放，人人有參拜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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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教徒在君士坦丁及其子統治下一直忍受充滿壓迫性的法令和無窮的痛苦，轉瞬之間被解救出來。

同時那些遭到阿里烏斯派和君王放逐的主教和教士，也從囚禁地被釋放回各自的教堂，其中包括多納圖斯派、瓦諾替安派、馬其頓派、優諾米派，以及那些信守尼西亞會議教義的更為富有的教派。尤里安非常瞭解他們在神學問題上的爭論，並且感到可笑，於是就把敵對各派的領袖請到皇宮，欣賞他們之間激烈交鋒的精彩場面。他們在爭論中互不相讓的聲勢，有時使得皇帝不禁大聲喊道：「聽我說!法蘭克人全都聽我的，還有阿勒曼尼人。」但是他很快就發現，現在遇到的敵人不僅更加固執，而且更難征服。儘管他施展三寸不爛之舌，勸誡他們要和諧地生活在一起，至少也要和平相處，但其實他在讓他們離開時感到十分滿意，因為他一點也不用再擔心基督教徒的聯合了。立場公正的阿米阿努斯把尤里安表面裝出來的寬厚態度，解釋為有意煽起基督教的內部分裂。這種從根本上推翻基督教的惡毒用心和公開表示要恢復帝國古老宗教的無比熱情，就尤里安的策略而言，兩者息息相關，互為表裡。


 四、恢復異教信仰的具體措施和行動(361—363 A.D.)

尤里安登基後照前朝諸帝慣例，立即擔任大祭司的官位。他認為這是一位偉大帝王極光榮的稱號，而且決心要竭盡忠誠全力以赴，完成這個神聖而重要的職務。繁忙的政務使皇帝不可能參加臣民全部的公開祭祀活動，他設立了一個供奉守護神太陽神的家庭殿堂，花園裡佈滿各種神靈的雕像和祭壇，皇宮的房間裝飾得像輝煌的廟宇。每天清晨他要用一頭牲畜向光明之父獻祭，等到太陽於地平線落下時，還要再宰殺一隻動物，用流出的鮮血敬神，夜晚的月亮、星星和守護神也都得到及時的拜祭。尤里安對於宗教活動從不知疲倦，每逢重要的神祇祭典節慶，總要親自到那位神祇或女神的廟宇去參拜，盡量拿自己做榜樣，激起官員和人民的宗教熱情。尤里安並沒有為了突出自己身為君王的顯赫地位而穿著光輝燦爛的紫袍，讓手執金盾的衛士在四周圍繞，而是表現出崇敬而熱情的意願，盡量親身擔任最卑微的工作去侍奉神祇，處在一群祭師、助手和舞女的中間，這些為神廟服役的人員，工作雖然神聖但是行為很隨便。皇帝的工作就是搬柴、吹火、掌刀、宰殺，然後將血淋淋的手伸入死去動物的腹腔，掏出心或肝，然後用一位動物肝腸占卜家的高超技術，憑一些想像的徵兆預言未來的禍福。對這種異乎常情的迷信活動，比較明智的異教徒也會提出指責。

在嚴格厲行節約的君王的統治下，用於宗教祭祀活動的經費，竟佔去帝國稅收的極大部分。各種美麗和珍奇的鳥類源源不斷從遙遠的地方運來，用來祭神。尤里安常會在一天之內殺掉100頭公牛作為犧牲，當時很流行一則笑話，說如果他在波斯戰爭中勝利歸來，所有的長角牛必將絕種。皇帝親自或命人給羅馬世界著名的宗教聖地送去無比珍貴的禮物。有些古代的廟宇因年久失修或新近遭到基督徒的洗劫而破敗不堪，皇帝支付了大量的修繕經費，獻祭的費用跟這些比起來就顯得微不足道。虔誠的君王親自做出榜樣，在公開鼓勵和慷慨支持的影響下，許多城市和家庭都開始實施已放棄多年的祭祀活動。利巴尼烏斯帶著虔誠的狂喜心情，不禁大聲叫道：

帝國每個地方的宗教信仰，呈現出一派喜氣洋洋的景象，到處是燈火通明的聖壇、流著鮮血的犧牲、繚繞香煙的殿堂，以及排場莊嚴的祭司和先知隊伍，他們無須再感到危險和恐懼。禱告和奏樂的聲音一直在最高的山頂迴響，用公牛作為祭神的犧牲，同時也為受到保佑的信徒提供一頓晚餐。

然而，沒有神學基礎、道德準則和教會戒律的宗教，單憑尤里安的才智權力，不足以完成復原和重建的工作。迅速走向衰落和瓦解的道路，任何強勢而堅持的改革全都無濟於事。基督教皇的審判權，尤其在與皇室的尊榮結合後，範圍擴大到整個羅馬帝國。尤里安任命好幾個行省的代理人，都是他認為最能和自己合作，完成宏偉計劃的祭司和哲學家。在他有關宗教事務的信函中，可看到他對未來的意願和打算，所敘述的事項都非常有趣。他指示所有城市的祭司團成員，應由熱愛神祇和民眾的人士組成，根本不必考慮他們的出身和財產。他繼續說道：

若他們犯下可恥的罪行，應受到大祭司斥責或給予撤職處分；但只要他們還在現職，就有權受到行政官員和人民的尊敬。穿上粗布衣服便可很謙卑地表示他們已受到斥責，因為崇高地位本應穿著顯示尊榮的神聖服裝。當他們輪流在聖壇執事期間，在指定的日期不得擅自離開神廟，更不得停止為國家和個人祈求繁榮昌盛的禱告和獻祭儀式。履行神聖職責須保持心靈和身體的純潔，即使在離開神廟過普通生活時亦應隨時檢點，使自己的言行品德始終高於一般同胞的標準。身為神廟的祭司不得進入劇院和酒店，談吐應當高雅，飲食講求清淡，結交的朋友都是受人尊敬的人。在進入法院或皇宮時，只替那些祈求正義和含冤莫白的人講話。祭司所研究的學問都應與神聖職務相關。一切色情故事、喜劇劇本和諷刺作品都應從書房裡清除，只保留真實可信的歷史書籍和與宗教有關的哲學著作，伊壁鳩魯和懷疑學派褻瀆神明的觀點應遭到厭惡和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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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努力鑽研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和斯多噶學派的學說，肯定神祇的存在，世界完全受著神祇的旨意支配。他們的仁慈是人世短暫幸福的根源，在未來世界為所有人的靈魂準備應得的獎賞或懲罰。

這位皇家大祭司用最動聽的言辭宣揚待人仁慈和友善的原則，鼓勵屬下的祭司要全力普遍推展這些德行，答應用國庫的錢財來救濟他們的貧困，鄭重宣佈他決心要在每座城市建立醫院，將不分居住地區和宗教信仰收容所有窮人。尤里安用妒恨的眼光看待基督教會，他們非常明智地制定合於慈善行為的規章制度。他認為基督徒壟斷慈善機關和救濟活動，從而得到公眾的讚揚和實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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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公開宣揚要加以制止和廢除。皇帝想運用模仿精神采用教會的幾種制度，這些制度所產生的作用和重要性，因為敵人已經獲得成功而受到證實。但是，即使想像中的改革計劃真正得以實現，這種勉強且不完善的傚法，也不會對異教徒產生多大好處，只會提高基督教的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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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教徒安靜遵守祖先的習慣，對於從外面引進的做法只是感到吃驚並不表示高興。尤里安在為時不久的統治時期，經常抱怨自己的教派太過缺乏宗教的熱忱。
[63]



尤里安具有宗教狂熱，使得他把朱庇特的信徒都當作自己的友人和兄弟。雖然他未能充分認識基督徒堅持宗教信仰永不改變的美德，但有些異教徒如果把神祇的恩惠看得更勝於皇帝的恩惠，他會對這種高貴而永不改變的態度大加讚賞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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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他們對希臘的文學如同對希臘的宗教一樣愛好，更有權利獲得尤里安的友誼，因為他把九位繆斯也都列在自己的守護神名單之中。在他所信奉的宗教裡，虔誠和知識幾乎成了同義語，大批的詩人、修辭學家、哲學家都匆匆趕到皇宮，好據有主教所空出的位置，當初這些主教用各種手法騙到君士坦提烏斯的信任。但是他的繼承人卻把同入一教門，看作是比血緣更為神聖的關係。他總是從精通法術和占卜之類玄奧學問的智者中挑選親信，因而每一個施展騙術、宣稱能揭示未來秘密的江湖郎中，必定可以獲得眼前的榮華富貴。在哲學家之中，馬克西穆斯在皇帝門徒的朋友裡居於最崇高的地位。即使在內戰最緊張的時期，為了表示自己對他的極度信任，尤里安都會向他通報自己的行動、想法，以及在宗教方面的計劃。

尤里安剛進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宮，立即向馬克西穆斯發出一份尊重而急切的邀請函。馬克西穆斯這時與克裡桑特斯同住在呂底亞的薩爾代斯，一起研究技藝和學問。謹慎而迷信的克裡桑特斯拒絕參加，因為從占卜的結果來看，這次旅行充滿凶險極為可怕，但是夥伴的狂熱情緒卻表現得毫不畏懼，繼續堅持詢問未來的凶吉，終於看到神祇同意滿足自己和皇帝的願望。馬克西穆斯穿過幾座亞細亞城市的旅行，充分顯示哲學名不虛傳的勝利，各地的行政官員競相以無比的熱情接待皇帝的朋友。尤里安得知馬克西穆斯到來的消息時，正在元老院講話，他立即終止演說前去迎接。兩人相互親密擁抱之後，他抓住馬克西穆斯的手領他到會場中間，當眾宣稱他曾從這位哲學家的教導中獲得助益。馬克西穆斯很快贏得尤里安的信任，並且左右皇帝的思想，但面對宮廷的誘惑，他很快就墮落。他的穿著十分奢華，舉止高傲，以致在繼位君王的統治時期，終於極不光彩地受到調查，迫使他回答，他這位柏拉圖的弟子是如何在受到恩寵的短短幾年中聚集起大筆驚人的財富的。還有其他的哲學家和詭辯家，無論是尤里安自己選擇，還是由馬克西穆斯推薦進入皇宮，大都未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和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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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慷慨贈予的錢財、田地和房產都無法滿足他們貪得無厭的胃口，民眾對他們過去的貧窮和自命清高的生活記憶猶新，自然激起應有的義憤。尤里安有敏銳的洞察力，不可能長期受騙，但是對那些在才智方面值得他尊敬的人，他卻不願意對他們的品德表示憎惡，力圖使自己避開輕率無知和言而無信的雙重責備，害怕產生侵犯文藝和宗教的行為，在教外人員的眼中留下無法抹除的污點。

尤里安把他的恩惠和利益，公平分配給堅定信奉祖先宗教的異教徒，還有那些謹慎皈依君主宗教的基督徒。他看到有許多人新近改變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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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既滿足了他內心深處的主導情結，也滿足了他的迷信思想和虛榮心理。而且有人還曾聽到他用傳教士般的熱情宣稱，如果他能使每一個人都變得比米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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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富有，每一座城市都變得比巴比倫還偉大，他仍然不認為自己是人類的造福者，除非他同時還能使臣民中所有反對不朽神祇的人都能回心轉意。一位通曉人性又擁有羅馬帝國財富的皇帝，可以讓自己的論點、承諾和獎賞滿足任何等級基督徒的需要，而及時轉變宗教信仰，可以被當作一種德行來彌補候選人的不足，甚至還可以用來為罪行贖過。軍隊是專制權力的強大保障，尤里安特別努力要盡量破壞軍隊的宗教信仰，因為沒有軍隊的真正同意，他的任何措施不僅危險而且也難以實現，士兵的習性使得如此重大事件很容易獲得成功。高盧的軍團都忠於勝利領導者的宗教信仰和氣數運道，甚至在君士坦提烏斯去世以後，尤里安經常興高采烈地告訴朋友，軍隊帶著熱烈的虔誠和旺盛的食慾，常參加在營地舉行的百牛祭典。

東部軍隊在十字架和君士坦提烏斯的旗幟下接受訓練，勸服他們需要花費更大氣力、付出更大代價才行。在莊嚴的節慶祭典期間，皇帝接受軍隊的歡呼致敬，獎賞有功官兵。皇帝的寶座被羅馬和帝國的各種旗幟和隊標圍繞，基督教的神聖名字從拉伯蘭旗上去掉。象徵戰爭、皇權和異教信仰的標誌巧妙混合在一起，使得虔誠的基督教臣民在向君主本人或畫像致敬行禮時，常會犯下偶像崇拜的罪行。所有的士兵排隊依次覲見皇帝，尤里安按照他們不同的官階和功績，親自遞交他們一份慷慨的賞賜。每個人都必須往聖壇上正在燃燒的火焰中丟入幾粒香料，有些堅守基督教信仰的士兵會抵制這種做法，也有人會在事後懺悔，但更多的士兵在金錢的誘惑和皇帝親自在場的威嚴之下，也便參與了這種形同犯罪的活動。至於後來他們還堅持崇拜神祇，完全是出於對義務和利益多方面考慮的結果。尤里安經常使用這種計謀，付出的費用足夠買下半個西徐亞族的男子前來服役。付出了如此代價，尤里安終於逐漸使軍隊獲得神祇的保護，贏得羅馬軍團堅決有力的支持。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表示，異教之所以能夠復辟和再度興旺，那就是有一大批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員，出於眼前利益的考量，默默接受在位統治者的宗教，後來又因為同樣的極為靈活的心思，重新回歸尤里安繼位者所倡導的信仰。


 五、尤里安在耶路撒冷重建猶太神殿(363 A.D.)

虔誠的君王在大力恢復祖先的宗教並且到處不遺餘力進行宣揚時，竟然又擬訂重修耶路撒冷神廟的偉大計劃。猶太人分散居住在帝國各行省，尤里安在寫給他們的一封公開信中，哀歎他們所遭受的不幸，頌揚他們對信仰的堅貞，痛恨過去那些專制的壓迫者，宣稱自己是善意的保護者，表示他虔誠地希望從波斯戰爭歸來以後，能有時間到全能上帝的聖城耶路撒冷向其感恩許願。那些可憐的亡國奴過著低賤的生活，充滿盲目的迷信思想，就一位精通哲理的皇帝來說，理應引起他的厭惡，但是猶太人對基督教這個名稱的深仇大恨，就能贏得尤里安的友誼和好感。被冷落的猶太會堂對叛逆教會的富饒既厭惡又嫉妒。猶太人的能力無法達成惡毒用心的目標，但有些道貌岸然的猶太教領導人，卻贊成陰謀殺害背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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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作亂的喧囂不時將異教的行政長官從迷夢中驚醒。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猶太人變成基督徒的臣民，沒有多久便體會到暴政的痛苦。塞維魯頒布或批准的民事豁免權，也都逐漸被幾位基督教君主廢除。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挑起一次騷動，為君士坦提烏斯的主教和宦官提供了借口，可以施展攫取暴利的壓迫政策。猶太長老居住在太巴列，他們仍能行使的審判權隨時有被撤銷的可能。在巴勒斯坦鄰近的城市，人群仍然依戀應許之地，不肯離開。但哈德良的詔書已重新發佈並加以執行，他們只能從遠處觀望的聖城城牆，已經為十字架的勝利和基督徒的崇拜所褻瀆。

在這塊滿是岩石而又貧瘠不毛的地區，耶路撒冷的橢圓形城牆長約3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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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錫安和阿克拉兩座山全包了進去。上城和大衛城堡都修建在錫安山靠南的高坡上；下城的建築在北面覆蓋了寬闊的阿克拉山山頂，經過人工整平的部分取名叫作莫裡阿，矗立著猶太民族莊嚴的神殿，自從被提圖斯和哈德良的軍隊徹底毀滅後，人們曾用犁在這塊聖地上畫出一道長線，永久作為禁區的標記。後來錫安山日趨荒廢，城市下方的空地則被艾利安殖民地公共或私人的高大建築所佔據，一直延伸到鄰近耶穌受難的髑髏地小山。這些聖地受到偶像崇拜紀念物的侵入，一座供奉維納斯的神廟不知是有意安排還是出於偶然，在耶穌死後復活的地點興建起來。像這樣重要的事件發生300年以後，君士坦丁才下令拆除褻瀆的維納斯廟宇，清理土地，移去石塊，使人們可以看到神聖的墓穴。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在這塊神聖而充滿奧秘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雄偉的教堂。他那虔誠的慷慨行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流風所及，所有舊約的先知、新約的使徒和上帝的兒子足跡所到之處，全都被奉為神聖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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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的朝聖客從大西洋岸邊和遙遠的東方國家來到耶路撒冷，強烈地想瞻仰耶穌為他們贖罪的最初的紀念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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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虔誠的教徒以海倫娜太后為榜樣，她的朝聖行為像是新近改宗者的欣喜和老年人輕信的結合。紀念聖地象徵著古代的智慧和榮譽，凡是拜訪過的智者和英雄，都說自己曾受到神靈感召。在聖墓前跪拜過的基督徒，把自己更崇敬的信仰和更熱忱的虔誠，完全歸於和聖靈的接觸。耶路撒冷的教士基於宗教熱情，也可能起於貪婪心理，非常珍視並擴大為他們帶來收益的朝聖行動。他們根據無可反駁的傳統說法，確定所有重大事件實際發生的地點，展示曾用以折磨耶穌的實物，像穿透他的手、腳和身體的鐵釘和長矛，戴在頭上用荊棘編成的冠冕，被鞭打時綁在上面的柱子。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展示耶穌受難的十字架，這是在前面幾位君王統治時從地下挖出來的。如今已把十字架的形象用於羅馬軍團旗幟上，作為基督教的象徵。
[72]

 這些非常必要的神跡可表明實物能經久不壞，又恰好及時被發現，在無法反駁的情況下，逐漸讓世人周知。「真十字架」的管理權屬於耶路撒冷主教，只在復活節的禮拜天才向公眾展示。只有他有權滿足朝聖者的虔誠心理，贈送給他們一小片用金銀和珠寶鑲嵌起來的木塊，讓他們無比得意地帶回各自的家鄉。但這項有利可圖的生意很快便無物可賣，於是他們想到非常奧妙的辦法，說是神聖的木材具有奇妙能力，可自行生長，儘管被不斷分割，始終無損完整形狀。
[73]



一般人認為聖地及不斷出現的神跡，會對信徒的道德質量和宗教信仰產生有益的影響。但最受人尊敬的教會作家也承認，耶路撒冷的街頭隨時可看到由於買賣爭執或娛樂活動引起的騷亂。這座聖城裡的居民對各式各樣的罪惡，像通姦、偷竊、偶像崇拜、下毒、謀殺，全都見怪不怪。
[74]

 耶路撒冷的財富和聲望，使阿里烏斯教派和正統教派候選人垂涎不已。死後被尊為聖徒的西裡爾，其德業表現在他出任主教行使職權時，而並非在獲得主教職位之前。
[75]



按尤里安充滿雄心的抱負，他可能希望恢復耶路撒冷神殿古代的光輝。
[76]

 鑒於基督徒早已承認取締摩西戒律的判決，身為皇帝的詭辯家，可能會將這一勝利成果轉變成為駁斥先知的可信性和神祇的真實性。
[77]

 他不欣賞猶太教堂的禮拜方式，但對於不肯放棄採納埃及許多儀式和祭典的摩西教規甚表贊同。
[78]

 猶太人的神受到尤里安的歡迎，他相信多神教，期盼著增加神明的數目。
[79]

 尤里安對於奉獻犧牲祭神的規模受到所羅門信仰虔誠的啟發，所羅門曾在一次祭祀大典中殺死2.2萬頭牛和12萬隻羊。
[80]

 過多的考量會影響他的計劃，但是基於當前有利的狀況，性情急躁的君王不願等待波斯戰爭以後再處理，何況未來吉凶未卜，夜長夢多。他決心不再延遲，立即動手在俯視耶路撒冷的莫利阿山最高處，建立一座氣勢宏偉的神殿，使鄰近耶穌受難山的耶穌復活教堂為之失色；組成一批重視本身利益的教士隊伍，將能識破敵對基督徒的計謀，不讓他們有抗拒的能力；邀請大批猶太人前來殖民，因為他們堅定的宗教狂熱，會使他們隨時準備支持或者期待異教政府，對基督徒採取敵視政策。

皇帝的友人之中(如果「皇帝」和「朋友」這兩個名詞能夠兼容的話)，照皇帝自己的看法，處在第一位的是品德高尚、博學多才的阿利庇烏斯，他待人慈善而且有強烈的正義感，是擇善固執的正人君子。當他在不列顛負責行政工作施展才能時，他的詩作卻模仿薩福頌詩
[81]

 和諧與柔美的韻味。尤里安把軍國大計和個人私事，毫無保留地告訴他所信任的大臣，因而阿利庇烏斯接到了一項特殊的委託，要去重建耶路撒冷神殿，恢復它昔日的繁榮華麗。只要阿利庇烏斯勤奮工作，必然獲得巴勒斯坦總督的大力支持。帝國各行省的猶太人受到偉大解救者的號召，聚集到祖先曾長期居留的聖地，擺出凱旋的姿態，使現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備感驚愕，為之震怒不已。多少世代以來，重修神殿一直是以色列子民最迫切的願望。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男人都拋棄貪婪之心，女人也不再珍惜服飾，擺闊的富豪拿出銀製的鏟和鍋來當工具，運出的泥土上都蓋著紫色絲綢。所有的人都慷慨解囊，爭著要為聖潔的工程出力，偉大君王的計劃得到整個民族熱烈支持。

不過，單就這件事情而論，世俗權力與宗教熱忱聯合起來，所產生的努力並未獲得成功，猶太神殿的地基處現在矗立著一座穆罕默德的清真寺
[82]

 ，看上去仍是一片發人深思的荒涼廢墟。這項浩大的工程是在尤里安去世前6個月開工的，
[83]

 後來之所以停工是因為皇帝的離去和死亡，以及繼位者統治下推行的新的策略。然而基督徒很自然地抱著虔誠的想法，認為在這場難忘的競爭中，必然有著表明天意所歸的神跡出現，可以重振宗教的聲譽，像是發生一次大地震、刮起一陣龍捲風以及地下噴出的一場烈火，把新建神殿的地基掀翻，毀棄已經完成的建築。類似的說法不脛而走，從當時人士的記憶中可以找到相當可信的證據。關於這個眾所周知的事件，米蘭主教安布羅斯在寫給狄奧多西皇帝的書信中，曾經加以描述，當然這封信要是被猶太人看到一定深感不滿。能言善辯的克利索斯托也提到此事，安條克會眾中有些年歲較大的人，對此事仍舊記憶猶新。格列高利·納齊安贊就在同一年裡也發表了描述神跡出現的文章。格列高利還大膽宣稱，這件不可思議的神跡，連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絲毫不覺得意外。納齊安讚的說法不管聽來多麼奇怪，卻得到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的證實。這個精通哲理的士兵喜愛尤里安的美德，但是並未完全接納他的成見。他那公正而又誠實的作品記載了當時的歷史事件，其中記錄不可思議的神跡，使得重建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中途停止：

正當阿利庇斯在行省總督協助下，不辭辛勞加快工程進度時，可怕的火球突然從地基附近噴射出來，時斷時續，不停爆發，使得被燒灼或炸傷的工人無法接近。無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沒有止息的樣子，好像下定決心要把這裡的人全趕走，工程只有被迫放棄。

這種權威性的敘述雖然可以使信服的人感到滿意，卻使不肯輕信的人感到吃驚，有頭腦的人，要去尋找不帶偏見而且知識豐富的目睹者所能提出的原始證詞。在那樣一個事關重要的時刻，任何一件奇特而偶發的自然現象，都很容易被當作真正的神跡，而且實際上已經產生預想的效果。這種奇妙的說法很快就由於耶路撒冷虔誠教士們的修飾以及基督教世界積極的輕信而被全盤接受並誇大。在時隔20年之後，一位對神學爭論毫不感興趣的歷史學家，再拿起這個似乎可信而又光彩絢麗的神跡，將之當作裝飾品來提升著作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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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迫害基督徒的方法、手段和目標(363 A.D.)

重建猶太神殿與破壞基督教在暗中發生連帶的關係。尤里安仍然公開維護信仰自由的權利，但是容忍態度究竟出於正義還是仁慈，卻完全難以分辨。他對選擇人生最重要的目標時誤入歧途的可憐基督徒，裝出一副同情的樣子，但是他的同情透出蔑視，他的蔑視充滿仇恨。尤里安經常用賣弄聰明的譏諷口氣表達他的感情，這種話出自君王之口，便會造成極重要甚至致命的傷害。他非常清楚，基督徒永遠以救世主的名字為榮，他卻有意縱容讓人使用另一個帶侮辱性的稱呼——「加利利人」
[85]

 。他把加利利派描述成為人所厭惡和為神所唾棄的狂熱教派，聲稱由於他們的愚蠢行為，整個帝國曾一度瀕臨毀滅的邊緣。他還在一份公開的詔書中暗示，對得了瘋病的患者，適度的暴力有時可達成治療的效果。在尤里安的觀念和構想之中顯然產生了不公正的分界線，那就是根據不同宗教情緒，一部分臣民應該得到他的恩寵和友情，另外那些人只配得到他的正義感使他對順從的人民不得不給予一般照顧。根據一條充滿惡意和壓迫精神的原則，皇帝把原由君士坦丁和其子授予基督教教會管理、由國家稅收撥出大筆慈善事業津貼的權力，轉交給他自己教派的大祭司。花費大量心血和代價建立起的充滿榮譽並享受種種豁免權的教會體系，全部被摔得粉碎。接受遺贈的願望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加以阻撓，基督教各派的教士已落到人民中最下等和最卑賤的地位。當然，有些規章制度對於遏制教士的野心和貪婪確有必要，有位屬於正統教會的君王很快起而傚法。政策規定給予的特殊優惠，以及花在迷信行為上的費用，都僅限於那些自承信奉國教的祭司。立法者的意志難免摻雜偏見和意氣用事。尤里安極為惡毒的政策，目的是要剝奪基督徒世俗的榮譽和特權，讓他們在世人眼中不再因此受到尊敬。

有人對禁止基督徒教授文法和修辭學的法令給予公正和嚴厲的指責。皇帝申說自己的動機，為這項不公正的高壓政策提出辯護，在他統治期間只有滿身奴氣的人才會保持沉默，也只有獻媚拍馬的人才會鼓掌叫好。尤里安隨便將一個語義曖昧的詞不加區分使用於希臘人的語言和宗教。他十分輕蔑地提到，凡是公開頌揚絕對信仰的人，都不配得到或享受科學帶來的好處。他還自以為是地爭論，如果這些人拒絕崇拜荷馬和德謨斯提尼所提到的神明，那他就只配在加利利派的教堂裡解說《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
[86]

 羅馬世界所有城市裡，教育年輕人的工作完全交託給文法和修辭學家，他們由行政官員選出，一切費用由國家負擔，額外享有金錢和榮譽方面的特權；尤里安這份詔書似乎把醫生和其他一些自由業者包括在內。皇帝對候選人有最後批准權，實際是依據法律掌握有學識的基督徒未來的就業狀況，可以用收買或懲罰的方式來摧毀他們堅定的信仰。等到最頑固的教師辭職以後，異教的詭辯家在沒有競爭對手的狀況下，獲得在教學方面的大權。尤里安號召新成長起來的一代，可以自由到公立學校去學習，這樣一來，他相信幼小的心靈必會對文學和偶像崇拜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大部分基督教青年出於自身或其家長的疑慮，不肯接受這種危險的教育方式，那他們也同時必須放棄接受自由教育的機會。這樣一來，尤里安相信在短短的幾年之後，基督教會將會退化回到過去的簡陋狀態。目前具備當代最高水平的學識和辯才的神學家，將被新一代盲目而無知的狂熱分子所代替，再也沒有能力為自己信奉的原則進行辯護，更沒有能力揭露多神教的愚蠢行為。
[87]



尤里安的意願和計劃，毫無疑問是要剝奪基督徒在財產、知識和權力方面的優越地位，運用各種不公正的手段，將他們從所有肩負重責和有利可圖的職位上排斥出去。這種結果是他所推行的所有政策合力達成的結果，而絕非僅靠某一項法令直接獲得的成效。優越的才能實際上應得到非常的待遇，但是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官員，都逐漸被解除在政府、軍隊和行省所擔任的職務。皇帝公開表明他的偏見，更完全斷絕了他們將來再次任職的希望，因為他曾經不懷好意地提醒大家，不論是為了正義還是為了戰爭，讓一個基督徒從軍服役都算違法。他還堅持己見，要用各種偶像崇拜的標記守護軍營和法庭。政府的權力交託給公開宣稱虔誠崇拜古老宗教的異教徒，皇帝選賢與能常常為占卜所支配，他挑出的合於神明意願的親信，往往得不到人民的認同。處於敵對教派統治下的基督教徒已吃盡苦頭，時刻擔心有更大的災難來臨。尤里安的天性不贊成殘暴，世人看到他對名聲的重視。公正和寬容的尺度剛剛建立不久，這位有哲學家頭腦的君王絕不願輕易破壞。然而，他所指派的行省官員就不那麼引人注目了，他們為了討好皇帝就會毫無顧忌，在執行專制權力時，往往考慮君主的意願而不是他頒發的命令。他們試著對不得隨意加以殉教者榮譽的敵對教派的成員暗中實施騷擾性的暴政。皇帝對用他的名義進行的不公正做法，本人卻盡量佯裝不知，最後他對這些官員施以象徵性的責備和實質性的獎勵，表達出真正的情緒和意圖。

用來壓迫基督教的一個最有效工具，是規定基督徒必須為他們在前代皇帝統治期間毀壞的神廟支付巨額賠償。獲勝的基督教會在那時完全憑著敵對的情感，往往很少考慮要獲得官方的批准。主教認定自己不會受到懲罰，經常帶領會眾前往搗毀黑色魔鬼的堡壘。劃定的聖地原都有明確的界限，後來被君王和教士奪走，用來增加自己的財產，這種地方倒是很容易恢復原狀。但是在這些聖地以及異教廟宇的廢墟上，基督徒已經修建自己的宗教建築，必須先拆除基督教堂才能建築神廟。皇帝的公正和虔誠只受到一方的歡呼，另外一部分人不禁痛哭歎息，斥責褻瀆神明的暴行。等到將地面清理完畢，重新整修雄偉的結構，把轉用在基督教建築的貴重裝飾品恢復原樣，顯然是一筆數額巨大的賠款和債務。原來進行破壞的人員，現在既無能力也無意願來處理越來越大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公正而明智的立法者要用平等對待和溫和的態度來調停，以求得敵對雙方之間的平衡。但是，這時整個帝國特別是東部地區，已被尤里安不顧後果的詔書搞得天下大亂。異教行政官員為狂熱信仰和復仇心理所激怒，濫用羅馬法律賦予他們的嚴厲特權，使得基督徒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成為永遠無法清債的債務人。

在君士坦提烏斯統治期間，阿雷蘇薩
[88]

 的馬可主教竭盡全力要讓教區的人民改變信仰，但顯然他覺得採用強制的辦法比說服更為有效。
[89]

 現在地方官員要他按原價賠償出於任性而為的狂熱所搗毀的神廟。他們看到他的確十分貧窮，於是轉而為了制服他那虔誠的信仰和剛毅的精神，只要他付出少許的代價。他們把這位年邁的高級教士抓來，殘酷地鞭打他的脊背，撕扯他的鬍鬚，還給他塗上滿身蜂蜜，赤身裸體著用大網兜住，吊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高處，任憑各種蚊蟲叮咬他，讓敘利亞的烈日曝曬他。儘管身在半空，馬可仍然堅持以自己的罪過為榮，對那些無計可施的迫害者百般嘲笑。他最終被救走，享受神聖勝利的光榮。阿里烏斯派教徒為這位虔誠的神父隆重慶功，正統基督教會也非常熱衷於將他視為同道，那些異教徒不免感到羞愧或悔恨，再也不願採用這種無用的殘暴行為。尤里安饒恕主教的性命，但是，如果馬可確實救過年輕時的尤里安，後人只會譴責皇帝忘恩負義，不會讚揚他的仁慈寬厚。


 七、安條克的異教神廟和月桂樹林(363 A.D.)

在距離安條克5英里有處異教世界最美好的地方，敘利亞的馬其頓國王早已決定將之作為聖地奉獻給阿波羅，為光明之神修建一座雄偉廟宇。巨大的神像幾乎填滿寬敞的內殿，到處裝飾著金銀珠寶，這些踵事增華的工作全部出自於技藝精湛的希臘名家之手。供奉的天神手執金盃，軀體略向前彎，正向大地酹酒，懇求尊貴的大地之母，讓美麗而冷艷的月桂女神投入自己的懷抱。這個地點充滿神話傳奇顯得更為高貴，敘利亞詩人憑著想像，把這段愛情故事從佩尼烏斯河畔移到奧龍特斯河的兩岸來。

安條克的皇家殖民地跟著傚法古希臘的宗教儀式，預言之溪的準確和聲望可以和德爾斐神諭媲美，從月桂樹林的卡斯塔裡亞泉流瀉出來。
[90]

 他們向伊利斯河買下特權，在附近田野建造一座運動場，可取代希臘市鎮在這裡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
[91]

 每年撥款3萬英鎊以供公共娛樂之用。
[92]

 於是在神廟和規模宏大人口眾多的月桂村周圍，自然形成朝聖者和觀光客的永久活動區，雖然它沒有省城的稱號，但市面上的繁華卻可與之分庭抗禮。神廟和村莊深藏在一大片茂密的月桂樹林和柏樹林的包圍之中，向外延伸已達方圓10英里，在最悶熱的夏天為人們提供一片涼爽的濃密樹蔭。1000條純淨的溪水從一座座小山上流下，維持著土地的青蔥和空氣的清新，鳥語花香，使人心曠神怡。這片靜謐的樹林實際已成為有益健康和令人歡欣的樂園，享受生活和愛情的聖地。充滿青春活力的青年像阿波羅一樣，追逐心愛的情侶；含羞的少女以月桂女神的遭遇為戒，再不會愚蠢到不解風情的地步。

身為士兵和哲學家的君王明智地避開這個情慾天堂的誘惑，在這裡，尋歡作樂的活動打著宗教的幌子，就是高貴德行的堅強意志也會遭到瓦解。然而月桂樹林多少世代以來，卻一直受到當地和外鄉人士的崇敬。這塊聖地所享受的特權，隨著而後幾代皇帝的慷慨更為擴大，每代都會給輝煌的神殿增加光彩奪目的飾物。

在一年一度的慶典節期，尤里安匆匆趕去祭拜月桂樹林的阿波羅神像，這時他的宗教熱忱表現出極度的焦躁不安。他有著豐富的想像力，早就在盼望排場盛大的犧牲，群眾酹酒和焚香的壯觀場面，大隊童男童女身著白袍以象徵他們的純潔，為數眾多的人民參與喧鬧的集會。但是安條克人的宗教熱情，自從基督教得勢以來表現在完全不同的方面。皇帝抱怨沒見到一個富足城市的部族，向他們的守護神奉獻百牛大祭。他到這裡也只見到破敗的神廟裡，有一個面色蒼白的孤獨祭司敬獻一隻鵝而已。
[93]

 祭壇已經荒廢，神諭已歸寂靜，這片聖地已因基督徒進入裡面舉行葬禮而遭到褻瀆。巴比拉斯(在德西烏斯的迫害下死於獄中的一位安條克主教)
[94]

 在墳墓中沉睡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遺體在愷撒加盧斯的命令下遷往月桂樹林，骸骨上方修建了一座雄偉的教堂。這片聖地有一部分土地被強佔，作為維持教士生計和墓地之用。安條克的一些基督徒渴望安息在這位主教的腳下，於是阿波羅神廟中的祭司，連同他們既害怕又憤恨的會眾一起撤走。直到另一場革命重新使異教徒得勢，聖巴比拉斯教堂又被拆除，由虔誠的敘利亞國王早年修建而如今已開始毀敗的神廟旁邊又開始增修一些新建築。

尤里安認為最關切的事，是要把遭受壓迫的神靈從可惡的已經死去的基督徒，還有那些成功地壓下自己的欺騙性或狂熱呼聲的還活著的基督徒的包圍中解救出來。
[95]

 受到玷污的地點都按古老的儀式加以淨化，原葬於此的遺骸要正式遷走，教堂的教士獲准將聖巴比拉斯的遺骨遷回安條克城內原來的位置。這種溫和措施可以緩和帶著敵意當局的忌恨心理，但在目前情況下卻被狂熱的基督徒忽略。裝載巴比拉斯遺骨的高大馬車後面，一路上有無數的人在跟隨陪伴和迎送，用雷鳴般的吼聲高唱著讚美歌，全部都是大衛王的《詩篇》，非常明顯表示出藐視異教神明和偶像崇拜。聖徒的凱旋是在侮辱皇帝的宗教，他只能用傲氣掩飾自己的憤恨。隊伍的遊行實在是很不智的行動，就在結束後當天晚上，月桂樹林的神廟為大火所吞噬，阿波羅的聖像化為灰燼，整座建築物僅剩下斷壁殘垣，點綴著荒涼可怕的廢墟。安條克的基督徒有強烈的宗教信念，認為聖巴比拉斯施展神力，使得上天的雷電擊中殿堂的屋頂。尤里安必須對此考量，這到底是人為的犯罪行為還是真的神跡，雖然一時還找不到證據，他毫不猶豫把月桂樹林的大火歸之於加利利教徒的報復行為。
[96]

 於是他關閉安條克的基督教會，並且沒收教會的財產。要是這種惡行可以充分證明，那麼尤里安立即下令懲處，倒也無可厚非。但是為了查出製造騷亂和縱火以及隱匿教會財產的主犯，好幾位基督徒受到酷刑逼供，有位名叫狄奧多里特的主教被東部法庭判處斬首。這種過於草率的行動受到皇帝的斥責，他表現出的關切之情是真是假無人得知，但實際上他可能只是擔心大臣的迎合，會給他的統治帶來宗教迫害的污名。

尤里安的大臣過於熱心的行動，在君主表示不滿以後立即收斂；但是當一國之君宣稱自己是一個教派的領袖時，群眾中爆發出來的憤怒卻不是那樣容易控制，也不可能全部施以懲罰了。尤里安有一篇公開的作品，裡面讚許敘利亞是一個堅貞而忠誠的聖潔城市，那裡的居民在開始聽到召喚時，便搗毀加利利人的墳墓。但是他也隱約表示不以為然，認為對褻瀆神明行為所採取的報復行動，應該還要更溫和一點才合於理性的要求。這種語焉不詳、吞吞吐吐的表白，看來可以證實一些基督教教士的敘述。在加沙、阿什凱隆、愷撒裡亞和海拉波裡斯等地，異教徒得勢期間作惡多端，任意橫行，受到殘酷迫害的可憐對像只能一死了之，血肉模糊的屍體在大街上被拖過示眾。還有人(當時群眾的憤怒情緒正無比激昂)用廚子烤肉用的鐵叉來戳刺，被激怒的婦女用紡紗桿來亂扎。基督教教士和修女的內臟在被嗜血的狂熱分子品嚐之後，很厭惡地摻和進大麥投給城裡骯髒的牲畜去吃。
[97]

 這種表現宗教瘋狂的景象，反映出人性中最可恥和最醜惡的一面，然而亞歷山大裡亞的大屠殺事件，則由於史料的真實可靠和受害者的階級地位，以及事情發生在富裕的埃及首府，引起更大的注意。


 八、聖喬治的事跡和傳奇(356—363 A.D.)

喬治
[98]

 出生於一個布匹漂洗工家庭，位於西裡西亞的埃皮法尼亞，因為父母的籍貫或所受教育的關係，以卡帕多細亞為姓。他出身貧苦而又卑賤，憑著依附權貴的本事使自己能夠發達起來，盡力巴結恩主，最後贊助人為這個沒有前途的傢伙弄到一份收入豐厚的合同。他獲得委任，為軍隊供應鹹肉。這個差事本來就被人瞧不起，他更是搞得臭名遠揚，用盡各種最卑鄙的欺騙和賄賂手段，終於為自己累積了大筆財富。但是他的貪污行賄行為也變得眾所周知，只能遠走高飛逃避法律的懲罰。喬治犧牲了名譽卻保全了財產，經過這段可恥的經歷以後，他皈依了阿里烏斯教派，至於信仰的熱誠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他出於對知識的喜愛或炫耀的心理，收藏大批有學術價值的歷史、修辭、哲學及神學方面的書籍。
[99]



卡帕多細亞人喬治選擇的教派在當時佔有優勢的地位，終於登上阿塔納修斯的寶座。新接替職務的大主教到任，就像一個出身蠻族的征服者，在他統治期間無時無刻不施展暴虐和貪婪的手段。亞歷山大裡亞和埃及的正統基督教徒被丟給一個暴君，從他的天性到所受的教育，完全適合奉行殘酷的宗教迫害政策。不過，他對廣大教區的各種不同居民能夠一視同仁，在凌辱欺詐方面倒是沒有差別待遇。埃及大主教擺出華麗的排場和傲慢的姿態，但是仍然掩飾不住卑劣下賤的出身和邪惡殘暴的本性，仗著權勢和手段，獲得了壟斷硝石、食鹽、紙張和喪葬的專利，亞歷山大裡亞的商人全都陷於困境。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之父，竟墮落成為一個從事卑賤和惡毒行徑的告密者。亞歷山大裡亞的居民永遠不會忘記也不能原諒，他用早已過時的借口對城內的住房徵稅，理由是尊貴的奠基人亞歷山大大帝把土地的永久擁有權移交給他的繼承人，就是托勒密的國王和帝國的愷撒。城內的異教徒曾經受到應許，可以獲得自由權利和宗教寬容的希望，現在刺激他的貪婪之心。亞歷山大裡亞富有資財的神廟，受到這個傲慢高級教士的搜刮掠奪和肆意侮辱，他公然大聲威脅說：「這些墳墓我們還能容忍多久？」在君士坦提烏斯的統治下，他為人民的憤怒或正義所驅逐，後來運用國家的行政和軍事權力，恢復原有的職權，滿足他的報復心理，可以說這段時期的鬥爭是格外慘烈。

使者來到亞歷山大裡亞宣告尤里安即位，同時也宣告了大主教的垮台。喬治和兩名從命於他的大臣——狄奧多魯斯伯爵和鑄幣廠的負責人德拉康提烏斯，同時被毫不講情面地戴上枷鎖關進公共監獄(公元361年11月30日)。24天後，迷信的群眾對徒具形式的審判無法忍耐，在憤怒之下衝開監牢的大門。他們受到殘酷無情的百般凌辱，這幾個神明和人類之敵當場被殺死。興高采烈的群眾將大主教和兩個同僚殘缺不全的屍體放在駱駝背上，遊街示眾。阿塔納修斯派對於此事完全漠然視之，這件事可以充分證明福音教具有無限耐性。可憐罪人的屍骸全被丟進大海，騷亂群眾的領袖公開宣稱，他們下定決心要打擊基督徒的宗教熱忱，雖然這幾個人和前輩一樣被敵人處死，但是一定不能讓喬治成為光榮的殉教者。
[100]

 異教徒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他們的預防措施完全無效。大主教的壯烈犧牲抹除了人們對他生前惡劣的回憶，阿塔納修斯的對手獲得「殉教者」的稱呼，對阿里烏斯派來說是既親切又神聖。等到所有的宗派完全皈依正統基督教會以後，他被放入正統基督教會的廟堂受到崇拜。
[101]

 這位可惡至極的異鄉客，被掩蓋住了有關時間、地點問題的一切細節，立即戴上殉教者、聖徒及基督教英雄的面具。
[102]

 臭名遠揚的卡帕多細亞人喬治搖身一變，
[103]

 成為著名的英格蘭聖喬治，被尊為兵器、騎兵和武士的守護神。
[104]



大約在尤里安得到亞歷山大裡亞發生騷亂消息的同時，也傳來埃德薩情勢不安的情報。倨傲而富有的阿里烏斯教派欺負弱小的瓦倫提尼安派，犯下掀起騷亂和暴動的罪行，任何治理有方的國家都不能等閒視之而不加以懲處。皇帝大為光火，對緩慢進行的司法程序感到不耐，立即下令埃德薩行政當局，沒收教會所有財產，將現金分給士兵，將土地劃歸地方。法令的壓力再加上毫不留情的諷刺，使得教會的處境更為難堪。尤里安說：

我曾經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一直是加利利派忠實的朋友。他們令人欽佩的教義許諾窮人擁有天國，我現在幫助他們解除世俗財產的負擔，就可以更加專心致志推展德行，朝著拯救世人的道路前進。不過要注意——

君王接著以更為嚴肅的口吻說道：

注意你們正在消耗我的耐心和仁慈。如果這種騷亂繼續發生，我會運用行政官員來懲治你們迫害人民的罪行。那時讓你們感到恐懼的將不再僅僅是籍沒和流放，還有火與劍的懲罰。

亞歷山大裡亞的暴亂無疑具有更殘暴和更危險的性質。但是，一位基督教的主教已被異教徒殺害，尤里安發佈的公告又充分顯示行政機構的偏袒。他對亞歷山大裡亞市民的譴責夾雜著推崇和關心的情緒，同時他擔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市民會背離希臘血統那種溫順和寬厚的性格。他非常嚴厲地譴責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完全違反法律的正義和人性。當然，他難免帶著幸災樂禍的味道，詳細敘述褻瀆神明的暴徒卡帕多細亞人喬治的惡行，他們在他的統治下忍受長期的苦難。尤里安承認明智而強勢的政府必須懲治人民桀驁不馴的態度，但是考慮到奠基者亞歷山大大帝和保護神塞拉皮斯，他卻對這個懷著兄弟般情誼的城市抱著寬容的態度，還是願意赦免他們的罪行。


 九、阿塔納修斯和亞歷山大裡亞的動亂(362 A.D.)

亞歷山大裡亞的動亂平息後，阿塔納修斯的競爭對手因素行不良而垮台，阿塔納修斯便在人民的歡呼聲中登上寶座(公元362年2月21日)。大主教的宗教熱情因謹言慎行而受到約束，在行使權力時，難免傾向於在觀念上和人民取得諒解，而非激起他們的對立情緒。他在教會的工作不僅限於狹窄的埃及境內，活躍而博學的頭腦掛念的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狀況。而且阿塔納修斯的年齡、品德和聲望，都使他在基督教危急存亡的時刻，能夠擔負起身為教會獨裁官的重任。從西部多數派主教出於無知或無奈在裡米尼宣言上簽字起，到現在還不過3年的時間，他們對正統教會的弟兄不分時機的嚴厲做法，不僅感到懊惱，相信也必然會心懷恐懼。如果這些主教的傲氣勝過信仰，或許會投入阿里烏斯派的懷抱，避免受到當眾悔過認罪的屈辱，使自己降到世俗下等人的地位。基督教內部因聖格的結合與分離所引起的紛爭，在正統基督教會學者之間愈演愈烈。這個形而上學的爭論正在逐步擴大，將使希臘教會和拉丁教會公開形成永久的分裂。為此基督教特別召開了一次宗教會議(非常明智地使用阿塔納修斯的名義，而且他也親自參加了，因而具有宗教大會的權威性)，會議規定了所有一時誤入歧途的主教，只要在尼西亞信條上簽名，無須正式承認過去的錯誤，也不會對他們原來所持的學術意見加以深究，便可以恢復教內的活動。埃及大主教的建議早已使高盧、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的教士在心理上對接受這種正面的措施有所準備。同時，儘管還有一些強硬派堅決反對，
[105]

 但對於共同敵人的恐懼，卻增進了基督教內部的和平與妥協。

埃及大主教憑著高明的手段和持續的努力，在皇帝帶有敵意的詔書對局勢進行干預以前，已設法使和平的局面更為穩定。厭惡基督徒的尤里安把發自內心的憎恨全加在阿塔納修斯的頭上。尤里安為了主教的緣故，任意實施差別待遇，至少在精神上與過去發佈的宣言相牴觸。他堅持認為雖然他曾下令從流放地召回加利利人，但是有一點要求，就是不能依靠普遍的寬恕而全面恢復原來在教會的領導職位。一個曾由多位皇帝判刑的罪犯，竟敢無視法律的尊嚴，不等得到君主的命令，就擅自登上亞歷山大裡亞大主教的寶座。尤里安對這種狂妄的行為感到震驚，再次將阿塔納修斯逐出該城(公元362年10月23日)，作為對莫須有罪行的懲罰。他自認合乎正義的舉動必然會得到虔誠的臣民的擁護，心中感到極為欣慰。然而，民眾接連提出的強烈要求很快讓他明白，亞歷山大裡亞大部分民眾都是基督徒，堅決要和受盡苦難的大主教緊密聯繫在一起。但是尤里安雖然明瞭真相，卻並沒有收回成命，反而變本加厲把流放阿塔納修斯的命令擴大到適用於整個埃及的基督徒和教士身上。廣大民眾的宗教熱情使得尤里安更要堅持到底，他已經提高警覺，如果讓一位敢作敢為並深得人心的領袖，出來領導一個已經十分混亂的城市，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危險。從他那些憤怒的言辭中，不難看出他對阿塔納修斯的勇氣和能力極為忌憚。埃及行政長官埃克狄烏斯基於謹慎，也可能出於疏忽，對皇帝的命令拖延不予處理，直至遭受嚴厲的斥責後才打起精神來辦理。尤里安說道：

儘管你對其他一些問題沒有寫報告給我，至少你有責任告訴我，對於處理神明的敵人阿塔納修斯，你有什麼看法。我早已把我的意圖告訴過你。現在我用塞拉皮斯之名發誓，如果阿塔納修斯在12月還沒有離開亞歷山大裡亞，不，要是還沒有離開埃及，我將對你的政府官員罰款100磅黃金。我的脾氣你很清楚，我不輕易責備人，但是更不會輕易饒恕人。

為強調問題的嚴重，這信的後面還加上皇帝親筆寫的附言：

這種對神明侮慢的態度使我非常悲傷和氣憤，沒有什麼事能比聽到阿塔納修斯被趕出埃及，更能使我感到欣慰。這個討厭的壞蛋，在我的統治下有幾位地位很高的希臘貴夫人接受洗禮，這都是他進行宗教迫害造成的結果。

他沒有下達明確的命令將阿塔納修斯處死，但埃及行政長官很清楚，執行這位盛怒君主的命令時，超過標準比不及標準對自己來說要安全得多。大主教謹慎地隱退到沙漠修道院裡去，靠著一貫的機智行動，巧妙避開敵人設下的陷阱，繼續活下去直到獲得最後的勝利。皇帝在生前曾用令人膽寒的語言宣稱，他認為所有加利利派的毒箭都集於阿塔納修斯一身。
[106]



我在此要忠實敘述尤里安試圖玩弄權術，使自己擺脫宗教迫害的指責或惡名，卻依舊能收到實際效果。一位賢君的心靈和意識，竟受到置敵手於死地而後已的瘋狂情緒毒害。那麼我們也必須承認，基督徒遭受的真正的苦難，完全是人類的激情和宗教的狂熱所造成。最早傳播福音的門徒具有馴良和恭順的美德，對於他們的繼承人而言，只是值得頌揚的目標，並非願意倣傚的模範。基督徒掌管帝國行政部門和教會機構長達40餘年，他們沾染上了功成名就的傲慢惡習，並深信只有聖徒才有資格統治世界。懷有敵意的尤里安決定剝奪君士坦丁仁慈慷慨地給予一些教士的特權，他們便大呼自己受到了迫害；而對崇拜偶像者和異端製造者的廣泛寬容，卻被正統基督教教派看作是可悲的、不能容忍的事。

行政官員雖不縱容暴力活動，但帶有宗教狂熱的人民還是照樣施為。佩西努斯的西布莉的祭壇，幾乎是在皇帝面前被推翻。異教徒在卡帕多細亞的愷撒裡亞僅剩下幾處作為祭典的場所，命運女神的殿堂被憤怒的群眾在騷亂中搗毀。在這種情況下，一位關心神明榮譽的皇帝還是不願干預正常的司法程序。當他發現理應被當作縱火犯懲罰的宗教狂熱分子，卻享有殉教者的尊榮時，實在難以忍受。尤里安統治下的基督教臣民，非常清楚君王存心和他們為敵。他們免不了要擔心，不論出現任何情況，政府都可以將之當成對他們不滿和懷疑的理由。在正常司法活動中，基督徒佔有很大的人口比例，自然有人被判刑。但同教的弟兄對問題的是非曲直不加深究，只是一味要求更為寬容的處理，認定他們無罪，承認他們額外的要求，把法官的嚴判說成是惡毒偏見和宗教迫害。
[107]

 這些目前看來已經難以忍受的困苦，偏被說成一場大災難來臨前的小小序曲。

基督徒把尤里安看成凶殘而狡猾的暴君，說他即將進行的報復行動，等到從波斯戰場勝利歸來後再開始動手。他們猜想一旦他打敗羅馬的外敵得以凱旋，就會拋棄那厭煩的偽裝面具。隱士和主教將使得大競技場血流成河，那些仍然公開堅持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將被剝奪一切人身自由和社會權利。
[108]

 一切可以用來損害背教者名聲的流言惡語，被充滿恐懼和憎恨的反對者到處傳播，聽者全都信以為真。他們輕率的喧鬧完全激怒了一位從原則上來講應該受到他們尊敬、從利益上講他們應討好的君王。他們仍舊公開叫囂，要把祈禱和眼淚當武器反對暴君，為伸張正義將他的頭顱交給震怒的上天去處置。但他們同時懷著怨恨的決心不斷暗示，他們的順從已不再是懦弱的表現。在人類品格不夠完善的情況下，依據生存原則而產生的耐心，會在長期的迫害中消耗殆盡。我們無法斷定，尤里安的宗教狂熱會在何種狀況下超越理性和仁慈，但只要認真考量基督教會強大的精神力量，就必然深深相信，不等這位皇帝能夠完全消滅基督教，帝國已經陷入可怕的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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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尤里安進駐安條克 遠征波斯的成就 渡過底格里斯河 尤里安撤軍後崩殂 約維安被推舉為帝 為拯救羅馬軍隊與波斯簽訂喪權條約(314—390 A.D.)


 一、尤里安進駐安條克準備波斯戰爭(362 A.D.)

尤里安的《愷撒》是一篇帶有哲學意味的寓言，是古代才智之士令人感到愉悅和得到教誨的作品之一。
[110]

 羅馬的農神節
[111]

 是象徵自由和平等的日子，這一天羅慕路斯為奧林匹克的神明和羅馬的帝王準備了宴席，眾神把羅慕路斯當成夠資格的夥伴，帝王則統治好戰的民族和地上被征服的國家。不朽的神祇按著天上的次序安排寶座，愷撒的席位靠著月神，俯視人間的天界。那些給神明和人類社會帶來羞恥的暴君，被鐵面無私的涅墨西斯
[112]

 頭朝下地扔進韃靼裡亞的深淵，其餘的愷撒繼續向著座位前進。年老的西勒諾斯神
[113]

 是笑容滿面的道學家，為了掩飾哲學家的智慧，故意戴上酒神巴庫斯的面具，
[114]

 當愷撒經過面前時，就不懷好意大聲宣佈他們的惡行、過錯和瑕疵。等宴會結束，墨丘利宣示朱庇特的旨意，要將天國的冠冕賜給功高蓋世的人作為獎賞。尤里烏斯·愷撒、奧古斯都、圖拉真和馬可·安東尼成為最有聲望的候選人，優柔頹廢的君士坦丁
[115]

 並沒有被排除在競賽外，亞歷山大大帝也受邀前來與羅馬英雄人物角逐光榮獎品。每位候選人可展現他們的豐功偉業，但從神明評判的角度來看，比起倨傲的競爭對手展開滔滔雄辯，馬可謙遜的沉默顯得分外感人心扉。等這場勢均力敵的競賽進行到裁判官檢視每個人的內心、詳細審查行為的動機時，皇室斯多噶派學者的優勢引人注意，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116]

 亞歷山大、愷撒、奧古斯都、圖拉真和君士坦丁都感到羞愧，承認他們在世努力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名聲、權力或樂趣。但神明用尊敬和關愛的眼光，注視一個德行高潔的完人，他即位後施展哲學的訓示，渴望有缺失的人類能傚法神明的屬性。這篇立意良佳的作品(尤里安的《愷撒》)因為作者的地位而使得價值更高，一位君王要是盡情描述歷代皇帝的功過得失，等於對自己的言行做出蓋棺論定的評價。

尤里安經過冷靜的思考，要傚法安東尼益世和慈愛的德行，但是他那積極進取的精神為亞歷山大的榮名所激發，以同樣的熱情追求智慧所帶來的尊敬和群眾所給予的讚美。皇帝精力旺盛，身心正處於一生中的巔峰時期，獲得日耳曼戰爭的經驗教訓，激起他的雄心壯志，決定要在他的統治之下，創造光輝燦爛和永垂不朽的成就。從印度大陸和錫蘭島
[117]

 派來的東方使節，非常謙恭地向羅馬的皇帝致敬。
[118]

 西方的國家對尤里安的豐功偉業，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都極為尊敬而忌憚。尤里安對高盧戰爭勝利所得到的戰利品，根本沒有放在眼裡。他增添防禦工事，加強色雷斯和伊利裡亞邊區的作戰能力。多瑙河以搶劫為生的蠻族害怕他的名氣，就會遵守條約的規定，未來不再惡意違反，這一點使他感到甚為滿意。居魯士和阿爾達希爾的繼承者現在是他唯一的敵手，值得他運用武力大動干戈，他決定最後必須征服波斯，懲治這個長久以來一直反抗和羞辱羅馬尊嚴的傲慢國家。
[119]



波斯國王很快知道君士坦提烏斯的帝座已經易主，接位君王的個性與前任大相逕庭。他謙虛地親自提出富於心機的建議，也可能是出於一番好意，希望雙方可以進行和平談判，但是傲慢的沙普爾被尤里安的堅持所嚇住。尤里安非常嚴厲地表示，他絕不同意在美索不達米亞幾個城市的硝煙和廢墟中召開和平會議，同時帶著藐視的微笑說，不必派遣使臣，他決定盡快親自訪問波斯的宮廷。性急的皇帝敦促加緊軍事準備工作，將領的職務已經調派好，編組一支所向無敵的大軍成為重要的任務。尤里安從君士坦丁堡出發，經過小亞細亞各行省抵達安條克(362 A.D.)，時間大約是前任皇帝過世後的第八個月。他雄心萬丈想要立即向波斯的腹地進軍，但是整頓帝國的形勢是他無可旁貸的責任，他的宗教信仰要恢復對古代神明的崇拜，這些都是刻不容緩的事。再加上明智友人的勸告，高盧的軍團要進入冬營，經過一段時日的休養生息，才能重振耗損的實力，東方的部隊也要借此機會加強訓練以培養高昂的士氣，這樣一來，只能暫時將作戰行動延後實施。尤里安聽從屬下的意見，在來年春天以前將大本營設在安條克，這裡的人民帶著惡意嘲笑著君王倉促的行動，如果尤里安稍為延遲，也許嘲笑就會變成指責。


 二、安條克概述以及尤里安的作為(362 A.D.)

尤里安若吹噓說他在東方的首府與民眾關係良好，雙方都感到滿意，那是他對自己的性格估計錯誤，也不瞭解安條克的風俗習氣。
[120]

 溫暖氣候使當地民眾盡情享受安寧和富裕的生活，放蕩不羈的希臘人和天生軟弱的敘利亞人混雜在一起，追求時髦是僅有的生活原則，尋歡作樂是人生唯一目標。安條克市民的身份完全依靠華麗服飾和傢俱來區別，講求奢華揮霍的本領才能獲得榮譽，訴諸陽剛氣概的德行反倒會引來訕笑。歧視女性的謙卑與長者的年齡，成為這個東方首府普遍的墮落現象。喜愛壯觀的場面，可發揮敘利亞人的鑒賞能力和生命熱情，從鄰近的城市能獲得技巧卓越的藝人
[121]

 ，每年有相當多的經費用於公眾娛樂，劇院和賽車場的表演富麗堂皇，令人目眩神迷，這可說是安條克的福氣和光榮。生活樸素的君王瞧不起這種光榮，也感覺不到這種福氣，他厭惡臣民過花天酒地的生活。尤里安保持嚴肅簡樸的習性，有時還刻意表現，優柔頹廢的東方人既不會欣賞更不會倣傚。飲宴的節日是依據古老習俗，將榮譽獻給神明，尤里安只有在這種場合才會放鬆哲學家的嚴謹態度。安條克的敘利亞人僅在宗教節慶的日子才不會受到勾引去尋歡作樂。大多數民眾以身為基督徒為榮，這是他們祖先最早皈依的宗教，
[122]

 他們以不遵從道德的訓示而感到自滿，但對於理論性的教條，卻小心翼翼不敢有違。異端教派和宗派分裂一直困擾著安條克教會，阿里烏斯派和阿塔納修斯派及米勒提烏斯和保利努斯
[123]

 的追隨者，相互之間激起信仰虔誠所產生的仇恨。

背教者尤里安是先帝的敵人和嗣君，勢力強大的教派一直受到君士坦提烏斯的關愛，所以對背教者懷有強烈偏見，再加上尤里安遷移聖巴比拉斯的遺體，激起群眾對他無法平息的恨意。他的臣民帶著迷信的憤怒情緒抱怨，饑饉追隨皇帝的腳步從君士坦丁堡來到安條克。救災行動採用的方法不當，更引起饑民的不滿。天候的失調影響到敘利亞的收成，安條克市場的麵包價格
[124]

 自然會隨著穀物的缺乏而上漲，與此同時有人懷著貪婪的心理，運用投機的手法，囤積居奇壟斷食物的供應，控制價格的增長，導致價格急劇上升到難以收拾的程度。在這場不公平的競爭中，土地的收成被某一方聲稱是他獨有的財產，被另一方當成是可以出售賺錢的商品，被第三方購買以維持每天的生命，中間代理商所累積的利潤，全落在毫無反抗能力的顧客身上。人民越是焦慮不安，越會誇大和增加艱苦的情況，他們開始擔心穀物的缺乏，饑荒也逐漸出現。當安條克過慣舒服日子的市民抱怨家禽和魚類的價格居高不下時，尤里安公開表示，節儉的城市應該對葡萄酒、油和麵包的正常供應感到滿足。但是他也知道，讓民眾獲得溫飽是君主的責任。皇帝基於這種觀念，竟敢採用非常危險而且讓人疑懼的辦法，他根據自己所擁有的合法的權限，強制固定穀物的價格。他立法規定在穀物缺乏時，出售的價格不得超過產量豐富的年份。他試圖採取行動來加強法律的效力，在他的命令下，從海拉波裡斯、卡爾息斯甚至埃及的穀倉，將42.2萬摩笛的糧食送進市場。我們可以預想到後果並且這一後果很快就反應到了市場上，有錢的商人買下皇家的小麥，握有穀物的地主不供應城市的需要，只讓少量糧食在市場出現，用不合法的高價私下出售。

尤里安仍舊繼續推動自己的政策，他認為民眾的抱怨是不知感激的謗言，同時他要讓安條克知道，雖然他不像他哥哥加盧斯那樣殘酷，但同樣遺傳著倔強的性格。地區元老院的抗議更激起他那堅定不移的意志，他聽信了讒言，也可能事實就是如此，說是元老院的議員掌握了土地並且致力於投機交易，是他們造成了國家的災難。因此他認為這批人膽大包天，竟敢把私人的利益置於公眾責任之上。於是整個元老院包括200名身份高貴和家財富有的市民，全部被警衛從議事的宮殿押送到監獄。雖然後來他在入夜之前放他們回家，但就是因為讓他們太容易獲得自由，反而無法獲得感激。聰明而嫉妒的敘利亞籍希臘人也利用這個機會，發出同樣的怨言，到處傳播他們的苦況。農神節是金吾不禁的假期，城市的街道上到處都能聽到肆無忌憚的歌聲，嘲笑著皇帝的法律、宗教、個人的言行，甚至他的鬍鬚。安條克之所以表現出這種勇氣，是因為得到了官吏的默許，以及獲得民眾的支持。
[125]



尤里安身為蘇格拉底的信徒，在遭到民眾羞辱時只會深受震撼，雖然位居皇帝之尊，掌握絕對的權力，但是他過於敏感，不會採用報復來滿足自己受到傷害的情感。如果尤里安是一個暴君，就會採取報復的手段，讓安條克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失去法律的保護。毫無抵抗能力的敘利亞人，到時只有屈服在忠誠的高盧軍團貪財好色和殘酷暴虐的淫威之下。皇帝也可以用一項溫和的判決剝奪東部首府的地位和特權，廷臣甚至臣民都會讚許這公正的行為，這能夠保持國家元首的尊嚴。
[126]

 但是尤里安並沒有濫用國家的權力，為個人受到的委屈進行報復，而是用一種無害於人的方式，為自己討回公道，有這種能力的君王少之又少。他受到諷刺詩和誹謗圖書的侮辱，於是就寫了一篇名叫《厭胡者》的文章加以反擊，用自嘲的口氣承認犯了錯誤，然後對安條克優柔陰險和虛偽矯情的言行舉止大加撻伐。皇室的答覆正式公佈在宮殿的大門前，《厭胡者》這篇作品仍舊是尤里安展現氣憤、智慧、仁慈和魯莽的獨一無二的紀念物。雖然他裝出笑容表示無所謂，但其實內心還是耿耿於懷，
[127]

 就指派了一位格調與安條克臣民差不多的總督，用這種蔑視的態度總算出了一口氣。皇帝甚至拒絕留在忘恩負義的城市，於是他宣佈，下個冬天要在西利西亞的塔爾蘇斯度過。

在尤里安看來，安條克只要有這樣一位市民，憑著他的才智和德行，就可以彌補整個城市所有的過錯和邪惡。詭辯家利巴尼烏斯(314—390 A.D.)生於東部的首府，在尼西亞、尼科米底亞、君士坦丁堡、雅典教授修辭學和演講術，到了晚年才留在安條克。希臘青年在他的學塾孜孜不倦地求知，經常有80多個門徒在他身邊，讚許他是舉世無匹的大師。他的敵手卻滿懷嫉妒和猜忌的心理，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對他進行迫害，大家異口同聲認定他危言聳聽，而且虛有其表。尤里安的老師曾經要尤里安做出保證，絕不前往他們對手的講座聽課。這種做法很輕率，但可以看出利巴尼烏斯受到重視的程度。皇室的年輕人受到勸阻更被激發了好奇心，私下找到這位被視為洪水猛獸的詭辯家所寫的作品，深入研讀並且模仿他的風格，逐漸超越了他門下最勤奮的弟子。等到尤里安登基以後，他宣稱急著想與敘利亞的詭辯家見面，並且要酬謝他為人師表的風範。在這個世風日下的時代裡，只有利巴尼烏斯保持著希臘最純粹的藝術觀、人生觀和宗教觀。皇帝這種先入為主的看法，因為敬愛的大師表現出的孤傲的氣質，而更加肯定和推崇他。利巴尼烏斯不像一般人那樣趨炎附勢，急不可待地趕往君士坦丁堡的宮殿，而是心平氣和地期盼皇帝能夠前往安條克，這樣可以免除宮廷那種冷淡而虛假的印象以及每次覲見君王都要進行的正式的禮儀。利巴尼烏斯的這種做法給君王上了很重要的一課，君王可以要求臣民服從，但是對待朋友態度就要誠懇。

每個時代的詭辯家都會用藐視的眼光或是裝出這種模樣，來看待因出身和機運所形成的個體的偶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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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對於心靈的良好素質保持尊敬，主要原因是他們具有這種天賦能力。尤里安不理睬貪污腐敗的宮廷的喝彩聲，那是登基稱帝的裝飾品。但是有位特立獨行的哲學家卻拒絕了他的恩惠，表現出對他個人的喜愛、對他聲譽的欽佩以及對他令名的保護，所以尤里安對利巴尼烏斯的讚譽、訓誡、自由和羨慕，感到心悅誠服。利巴尼烏斯有長篇大論的作品仍舊存留在世，大多數是這位演說家的老生常談，在那裡咬文嚼字，言之無物，是隱居學者的創作。他不理會當代人的信念，內心完全沉溺在特洛伊戰爭和雅典的共和政治中。然而安條克的詭辯家有時也會從幻想的高處屈身，寫出包羅萬象而又文辭典雅的書信。
[129]

 他讚揚當代人物的豐功偉業，勇敢指責公眾和私人生活的濫權，為尤里安和狄奧多西的氣憤用事找出理由，用出眾的口才為安條克辯護。在年紀衰老時，他為之終生奮鬥的事業毀於一旦，這種不幸極為普遍。
[130]

 但特別的是，利巴尼烏斯將才智奉獻給宗教和學術，但是在這些宗教及學術都消失後，他還活在世上，這是他最大的憾事。尤里安的這個友人冷眼旁觀基督教勝利，氣憤填膺，他的偏見使他覺得世界的前途變得一片黑暗，對天國的光榮和幸福不再抱有任何指望。


 三、尤里安的進軍部署與內河航運(363 A.D.)

尤里安滿腔熱血急著要在春天開始時揮軍趕赴沙場，安條克元老院的議員陪同他到達行省的邊界(公元363年3月5日)。他用輕視的口吻責備他們一頓後飭回，決心以後不再前來這座城市。經過兩天辛苦的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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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他停留在貝裡亞，也就是阿勒頗休息，他很懊惱地發現元老院幾乎清一色是基督徒。對於背教者帶有異教徒性質的講話，他們很冷淡地接受，表面上裝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恭敬態度。貝裡亞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市民，他的兒子不知是出於良知還是基於利害關係，竟贊同皇帝的宗教觀念，被怒不可遏的雙親剝奪繼承權利。尤里安邀請這對父子參加御宴，坐在這兩個人之間，用宗教寬容的訓示和例證反覆開導，但沒有任何效果，最後他還是裝出平靜的樣子支持年長的基督徒。宗教狂熱讓這父親做出輕率舉動，忘記應有的禮節和作為臣民的責任。尤里安最後對備感痛苦的青年說道：「你已經失去了父親，對我而言，我有義務代替他的位置。」皇帝在巴特尼受到群眾歡迎，這個小鎮風景優美，位於長滿絲柏的樹叢之中，離海拉波裡斯大約20英里。巴特尼的居民已經準備好呈獻犧牲的莊嚴儀式，以獻祭給他們的保護神阿波羅和朱庇特。但是尤里安虔誠的態度並不讚許群眾表面的歡呼聲，他非常清楚地看出，從神壇上升起的煙霧不是真誠的祈禱，而是虛偽的諂媚。

海拉波裡斯有座古老而堂皇的廟宇，很多世代以來使得本地享有神聖的地位，但這種狀況已經不復存在。過去民眾奉獻的財物可以供養300位僧侶，也許正是因此加速了其衰敗。在這裡尤里安遇見了一位哲學家，也是他的一位老朋友，並為之衷心感到滿足和喜悅。這個朋友的宗教信仰極其堅定，抵抗住了君士坦提烏斯和加盧斯要求他改教的壓力，這些君王在經過海拉波裡斯時，都會住在他家。尤里安全身散發著生機勃勃的熱情，忙碌地進行軍事準備工作，在寫給朋友的信函中充滿信心。他現在正從事重要而困難的戰爭，對於事態的發展極為焦慮，就是微不足道的預兆都非常注意觀察和記錄，依據占卜的規則，可以借此瞭解到未來各種事件的狀況。他在一封文筆優雅的書信中，告訴利巴尼烏斯他已經到達海拉波裡斯，從這封信裡我們知道他運用才能克服了許多艱辛險阻，以及和安條克的詭辯家建立起了真誠的友誼。

海拉波裡斯的位置很靠近幼發拉底河河岸，經常被指定為羅馬軍隊的集合點，早先已經構建好了由船舶搭成的橋樑，可以立刻渡過這條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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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尤里安的脾氣也像他的前任，就會在薩摩薩塔的賽車場和埃德薩的教堂裡，把一年中最適合行動的季節白白浪費掉。但是這位英武過人的皇帝不苟同君士坦提烏斯的行為，倒是將亞歷山大作為榜樣，他毫不遲疑地向著離海拉波裡斯80英里，美索不達米亞最古老的城市卡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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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月神廟引起尤里安的虔誠之心，在停留的幾天中，他主要完成了波斯戰爭的各項準備工作。在這以前，遠征行動的秘密全部在他的腦海裡，但是卡雷是兩條主道路的匯合點，他的計劃到底是要攻擊沙普爾在底格里斯河這邊的領土，還是幼發拉底河那邊的疆域，現在已經隱瞞不住。

皇帝派出一支3萬人馬的部隊，由他的親戚普羅科皮烏斯和埃及公爵塞巴斯蒂安率領，奉命直接向著尼西比斯進軍。在他的主力通過底格里斯河以前，確保這方面的邊境不受敵軍牽制性的侵犯，至於後續的作戰則交由主將自行視狀況處置。但是尤里安期望他們用強大的武力平定米底和阿底阿貝尼這些富饒的地區以後，能夠同時到達泰西封的城牆下。他自己會用相等的速度沿著幼發拉底河前進，一起包圍波斯王國的都城。像這樣協調周密的計劃要想獲得成功，主要得依靠亞美尼亞國王強力的支持和協助，他不願自己的國土在安全上發生問題，便只派出一支有4000騎兵和2萬步兵的軍隊，配合羅馬的軍團對波斯人作戰。亞美尼亞國王阿薩息斯·提拉努斯軟弱無能，與他那充滿男子漢氣概的祖先偉大的提裡達特斯相比，已墮落到比他父親科司羅伊斯更為可恥的狀況。由於這位怯懦的君王反對一切會帶來危難和榮譽的冒險行為，現在更可用宗教和感恩作為借口，來掩飾他的膽小和怠惰。

提拉努斯對君士坦提烏斯懷有誠摯的忠義之心，表示深切的懷念。統領阿布拉維斯的女兒奧林匹婭斯在羅馬宮廷接受教養，原來指定為君士坦斯的妻室，後來羅馬皇帝將她許配給提拉努斯，這樣的聯姻可提高蠻族國王的地位。提拉努斯信奉基督教，統治全是基督徒的國家，不論從良知還是利益來考量，都抑制自己不要對勝利有所貢獻，否則會給教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尤里安的言行不夠謹慎，使原本產生心結的提拉努斯更加怒氣填膺。尤里安對待亞美尼亞的國王如同奴隸，把他視為諸神的敵人。皇帝給提拉努斯的指令非常傲慢無禮，字裡行間帶著威脅意味，獨立的國家像是處於屈辱的狀態，這喚醒了國王久藏內心的憤懣。提拉努斯仍自詡為阿爾薩息德斯的皇室後裔，這位東部的波斯君主是羅馬帝國的敵人。

尤里安的兵力部署最重要的是要用巧妙的手法欺騙敵方密探，轉移沙普爾的注意力。軍團表面上看是直接向尼西比斯和底格里斯河進軍，但實際上突然間轉向右方，越過卡雷平坦無垠且寸草不生的荒野，在第三天抵達幼發拉底河畔。這裡有防衛嚴密的城鎮尼西豐裡烏姆，也可稱之為卡林尼庫姆，是馬其頓國王所建。從此開始的皇帝的進軍路線，順著曲折的幼發拉底河走了90英里，終於在離開安條克一個月後，看到奈爾切西烏姆，到達羅馬疆域最遙遠的邊界。在對抗波斯的歷任皇帝中，尤里安率領的大軍數量最多，共有6.5萬名裝備優良紀律嚴明的士兵。步兵和騎兵裡身經百戰的老兵隊伍，不論是羅馬人還是蠻族，都是從各行省精挑細選出來的。強壯的高盧人不僅擁有忠誠和英勇的名聲，還護衛著敬愛君王的帝座和個人安全；西徐亞人組成的協防軍是戰鬥力極強的團體，他們來自水土天候與波斯完全相異的地區，幾乎是兩個世界，卻要去侵犯他們連名字及狀況都一無所知的遙遠國土；薩拉森人有幾個部落都是遊牧的阿拉伯人，他們純粹是基於喜愛搶劫和戰爭，才投效到皇帝的旗幟下的，願聽從尤里安指揮，卻拒不接受根據慣例所支付給他們的賞金。

幼發拉底河的河道寬闊，壅塞著700條船的艦隊，伴隨著羅馬軍隊一起行動，負責提供所需的補給品。這個艦隊的作戰實力包括50艘全副武裝的快船及同樣數量的平底船，在需要時可快速連接成一座暫時的橋樑。其餘船只有的是用木材建造，也有一些在外面蒙上獸皮，裝載的武器、機械、用具和糧食，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尤里安關懷部屬福利，將大量庫儲的食醋和乾糧裝船供士兵食用，但他禁止部隊飲酒，同時嚴格規定，不讓過多的駱駝連成長串跟隨在軍隊後面前進。查波拉斯河在奈爾切西烏姆注入幼發拉底河，分隔開了兩個龐大而相互敵對的帝國，號角響起傳來開始行軍的信號，羅馬人越過這條被當作國界線的溪流(公元363年4月7日)。照軍隊中古老的慣例，統帥要對全軍發表演說，尤里安不放過展現辯才的機會，他用祖先的堅忍勇氣和光榮勝利做例證，鼓勵軍團要發揮冒險犯難的精神，非常生動地描述了波斯人的傲慢無禮，激起同仇敵愾的高昂士氣，訓誡大家要傚法他的決心，毀滅這個奸詐邪惡的國家，為共和國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尤里安對每個士兵犒賞130枚銀幣，這使演講更有說服力，同時他提到在查波拉斯河上的橋樑已被拆除，讓部隊知道有進無退，只有作戰勝利才能確保安全。最後行事審慎的皇帝為了維護遙遠邊疆的寧靜，不受帶敵意的阿拉伯人肆意入侵，就在奈爾切西烏姆留下4000人的特遣隊，加上原來的守備部隊共1萬人，來防衛這個重要的據點。


 四、尤里安在美索不達米亞的作戰行動(363 A.D.)

羅馬人從此刻起進入敵人國土，要面對行動積極且手段高明的敵軍。行軍序列編成3個縱隊，實力堅強的步兵形成主力位於中央，交給主將維克托指揮；右邊是內維塔率領由幾個軍團組成的縱隊，沿幼發拉底河岸邊前進，時刻與艦隊保持溝通；大軍的左側翼有騎兵縱隊掩護，指定霍爾米斯達斯和阿林蘇斯擔任騎兵將領。霍爾米斯達斯的平生事跡值得我們注意，
[134]

 他是出身薩珊皇家族裔的波斯王子，屬於反對沙普爾的少數派，從監獄逃到君士坦丁大帝友善的宮廷裡安身。霍爾米斯達斯一開始獲得新主子的同情，後來則得到他的尊敬。他在羅馬軍隊中靠著英勇行為和忠誠態度，獲得榮譽並晉陞到很高的職位。他雖是基督徒，對於背叛自己的國家倒是心安理得。受壓迫的臣民是最危險的敵人，確是所言不虛。上文提到3個主要行軍縱隊的部署，盧西裡阿努斯率領1500名輕騎兵組成的分遣隊，行動迅速又敏捷，負責掩護大軍前衛和側翼，搜索遠距離的各種情況，一旦發現敵軍接近可盡早傳報信息。達迦萊法斯和奧斯若恩公爵塞康狄努斯指揮後衛部隊。輜重位於縱隊之間的空隙，受到嚴密保護。行軍單位為便於運用或誇張聲勢，採用疏散隊形，整個行軍隊伍延伸有10英里長，尤里安的位置被安排在中央縱隊先頭。但他情願負起一位將領的責任，而非一位國君的責任，在一小隊輕騎兵護衛下，他迅速趕往前衛、後衛或側翼，用御駕親臨的方式，鼓舞羅馬軍隊的士氣和保障安全。

他們越過查波拉斯河到亞述的農耕地區，中間經過的國土是阿拉伯沙漠的一部分，都是乾燥貧瘠的荒野，即使是人類運用最有力的技術也無法改進。尤里安行軍經過的地區，就是年輕的居魯士足跡所至之處。那次遠征行動有位伴隨者，就是才識卓越的英雄人物色諾芬，他曾經敘述道：

這片國土像海洋一樣平坦，上面覆蓋著苦艾，只要是生長在這裡的灌木或是蘆葦，全部都有芳香的氣味，但是沒有看到樹木。鴇鳥、鴕鳥、羚羊和野驢是沙漠僅有的居民，出獵是辛勞的行軍之中唯一的娛樂活動。

鬆散的沙土被大風刮起來成為塵暴，尤里安有很多士兵連帶帳篷被突如其來的颶風吹倒在地上。

美索不達米亞的沙質平原被放棄給了羚羊和野驢，但很多人煙繁密的村莊和市鎮，安適地坐落在幼發拉底河岸邊，有些位於河流沖刷偶然形成的島嶼上。安納或被稱為安納索的這個城市，有一處阿拉伯酋長的居所，由兩條長街組成，位於幼發拉底河的小島上，為天然的防禦工事圍繞，兩側都是肥沃農田。安納索好戰成性的居民擺出陣式，阻擋羅馬皇帝的行軍縱隊。經過霍爾米斯達斯王子溫和的開導，加上艦隊和軍隊嚇人的陣容，他們才轉變傲慢態度，並乞求尤里安饒恕，也感受到他那寬大的心胸，就把民眾全遷移到敘利亞的卡爾息斯附近，那是一個條件更有利的墾殖區。尤里安也接受總督普塞烏斯的輸誠，賜給他高官和友誼。但提盧塔的堡壘難以攻克，皇帝只有對自己立下很難堪的保證，等他征服波斯國內各省後，提盧塔這時更可拿來增添征服者勝利的光彩。那些沒有防禦能力的市鎮無法抵抗也不願屈服，市民趕緊事先逃走。他們的房屋裡都是戰利品和糧食，全被尤里安的士兵佔用。有些無人保護的婦女被屠殺，沒人追究和處分犯罪的士兵。

在羅馬部隊行軍期間，波斯的將領蘇雷納斯，還有迦山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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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酋長馬萊克·洛多薩息斯，不斷在大軍四周盤旋窺伺。迷途人員被攔截，分遣單位受攻擊，機警的霍爾米斯達斯也差點遭到毒手，但這些蠻族最後還是被驅離。整個國土越來越不適合騎兵作戰，當羅馬人到達馬西普拉克塔時，發現城牆遺跡是古老的亞述國王構建，用來確保領土的安全，防範梅德人入侵的。尤里安的遠征行動最初階段花了15天的時間，從奈爾切西烏姆的堡壘到馬西普拉克塔的城牆，距離約為300英里。


 五、入侵亞述以及毛蓋馬爾恰的圍攻(363 A.D.)

亞述是個富裕行省，越過底格里斯河一直延伸到米底的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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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馬西普拉克塔古老的城牆到巴斯拉地區有400英里。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此匯合，再注入波斯灣
[137]

 。這一大片國土有個特別的名稱，叫作美索不達米亞，兩條大河在此區流過時，相距不超過50英里，特別是在巴格達或稱為巴比倫，相距不到25英里。由於土壤鬆軟，挖掘不費力氣，所以有很多人工的渠道連接兩條河流，並且縱橫交錯在亞述的平原上。這些人工的渠道有各種用途，而且非常重要。兩條河因各有不同的氾濫期，可以把多餘的水量排放到另一條河流。渠道可以再細分為更小的水溝，用來灌溉乾燥的田地，補充原本缺乏的降雨量。這些河道不僅有利於社會的交往和商業貿易，而且河床的堤壩很容易決口，成為亞述人與敵同歸於盡的武器，入侵的敵軍經常要面對突如其來的大洪水。

亞述由於水土和氣候的關係，有些很重要的作物像葡萄、橄欖和無花果都無法生長，但是那些用來維持人類生存的食物，特別是小麥和大麥，產量極高，甚至到取用不竭的程度。農夫把種子撒在田地裡，通常的報酬是兩三百倍的收成。地面上散佈著無數的椰棗樹叢，勤勉的土著用詩篇和散文歌頌這種植物，說它的樹幹、樹枝、葉片、樹液和果實，經過巧妙的處理，可以有360種用途。有些產物特別是皮革和亞麻布，需要僱用很多民眾來加工，卻也是最有價值的外銷商品。不過這些貿易全部操縱在外人的手裡。巴比倫雖然成為了皇家的園林，但是靠近古老首都的遺址，新的城市陸續興起，人口之稠密，從此地眾多的城鎮和村莊中就可以看出來。房屋用曬乾的泥磚興建，再用瀝青很牢固地黏合在一起，這是巴比倫地區很特殊的天然產品。當居魯士的繼承人統治亞洲地區時，萬王之王所有維持豪華排場的飲食和家用物品，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需要量，僅僅由亞述一個省就能如數供應。有四個很大的村莊負責提供飼養印度獵犬的食物，負擔皇家馬廄800頭種馬和1.6萬頭母馬的全部費用，每天付給省長的貢金是一個英制蒲式耳的白銀，可以計算出亞述的歲入是120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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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使亞述的田園陷入水深火熱的戰爭之中(公元363年5月)，哲學家用掠奪和殘酷的行為報復無辜民眾，和過去那些傲慢的主子施加於羅馬行省的痛苦如出一轍。驚懼的亞述人只有請求河流給予幫助，用自己的手完成破壞家園的工作。道路根本不能通行，洪流灌進羅馬人的營地，尤里安的部隊有很多天要與令人氣餒的艱辛苦苦搏鬥。由於軍團官兵的堅忍，終於克服種種困難。他們像習慣於面對危險的敵人那樣習慣了勞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受到領導者不屈不撓精神的鼓舞，士兵修復受到損害的堤防，洪水又流回原來的渠道；整個椰棗樹林都被砍倒，置放在道路受到沖刷的地點，用漂浮的木筏當橋樑，下面拿充氣的皮囊作為支撐，軍隊可以渡過寬而深的渠道。

亞述有兩個城市敢於抵抗羅馬皇帝的大軍，它們為自己草率的行動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佩裡薩波或稱安巴是行省第二大城，離皇家行宮所在地泰西封有50英里。這座城市面積廣大，人口眾多，戒備非常森嚴，構築有雙重城牆，還有一條幼發拉底河的支流在外環繞，負責防守的部隊兵力強大，作戰英勇。霍爾米斯達斯上前勸降遊說，卻被很輕蔑地加以驅退，同時被譴責的言辭傷害，說他背棄皇家血統 ，指揮外籍軍隊對抗自己的君主和祖國。亞述人竭盡防守的技巧和勇氣，表現得十分忠誠，直到攻城撞車奮力衝擊，粉碎城牆的角隅打開一個很大的裂縫，他們才退守內圍的城堡工事。尤里安的士兵蜂擁衝進鎮內，等到戰爭的慾念得以滿足，佩裡薩波已成為一片焦土。冒煙房舍的地面架起各種機具攻擊內堡，雙方不斷用投射武器展開戰鬥，現在各種弩炮已經可以架設在圍攻的地區內，使得羅馬人掌握有利地形，獲得更大優勢。等到攻城塔構建好後，士兵就可以和高聳的防壁內的敵人處於同等平面來接戰。這種可以移動的塔車確實令人望而生畏，現在內堡的守軍已經喪失抵抗的希望，只有屈服求饒。從尤里安在佩裡薩波城下出現，到讓對方獻城投降，只花了兩天時間。這座人口繁盛的大城，殘餘的民眾不論男女，只有2500人，後來他們得到允許，可以離開。存量非常豐富的穀物、兵器和華麗的傢俱，除了部分分配給軍隊以及保留作為公共設施外，其餘不能運用的軍需物資都用火燒燬，或是投入幼發拉底河裡，佩裡薩波的毀滅等於給阿米達悲慘的下場報了大仇。

毛蓋馬爾恰這個城市可以說是一座城堡，整個防禦設施有16座大型高塔、一道很深的護城壕，以及雙層的磚石城牆，城牆全部由瀝青黏合得極為堅固，離波斯的都城有11英里，構建起來作為外圍的重要據點。尤里安皇帝害怕把這樣重要的堡壘留在後面造成腹背受敵的局面，所以要立即圍攻毛蓋馬爾恰。羅馬軍隊因而分為三部分，維克托率領騎兵及配屬的重裝步兵，奉命掃蕩整個地區的敵人，一直到底格里斯河的河岸以及泰西封的郊區。尤里安親自指揮攻城行動，將攻城器械全部對著城牆架設起來，看起來像是要依靠它們攻破城池。實際上，他設計出了更有效的方式，可以使部隊攻入城市的中心。在內維塔和達迦萊法斯的督導下，羅馬的士兵在相當的距離朝城池方向開挖壕溝，逐漸延伸到護城壕的邊緣，然後很快用泥土將護城壕填滿。部隊不斷賣力工作，在城牆的基礎下方挖出一條坑道，每隔相當距離用木材支撐，特別選出3個支隊，排成單列，在黑暗而危險的通道裡很靜肅地探路前進。大膽的隊長在前面領路，向後方傳出信號，時刻準備從幽暗的地下突入敵方城市的街道。尤里安讓他們先不要輕舉妄動，為了確保突擊成功，他發起喧囂而吵鬧的正面攻城作戰，以吸引守備部隊的注意。波斯人在城牆上帶著蔑視的眼光看著攻城的行列被他們擊退，沒有發生一點作用，於是唱著勝利的歌曲，把榮譽歸於沙普爾而大聲慶祝，同時向羅馬皇帝做出保證，在他攻佔固若金湯的城市毛蓋馬爾恰之前，就讓他一命嗚呼，到群星閃爍的宮殿覲見阿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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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最終落入皇帝的手裡，對於第一位從坑道裡攀登到棄守高塔的列兵，史書記下了他的名字。通道被他的同伴加寬，他們帶著按捺不住的熱情一擁而出。1500名敵人已經出現在城內，驚愕萬分的守備部隊只有放棄城牆，唯一能夠確保安全的希望也隨之喪失。他們立刻對城門縱火將它燒開。士兵為了報復進行殘酷的屠城，只有在滿足色慾的需要和搶劫的貪念後，才暫時停下濫殺的行動。總督獲得免死的保證就獻城投降，然而他被指控曾對霍爾米斯達斯王子說出有損他榮譽的話，沒過幾天就被判決活活燒死。所有的堡壘和防禦工事全部夷為平地，沒有留下一點遺跡顯示毛蓋馬爾恰這個城市曾經存在過。

波斯都城的近郊興建了三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到處堆金積玉珠光寶氣，表現出東方君主窮奢極欲的豪華和倨傲。花園沿著底格里斯河迤邐延伸，天然的景色極為優美，根據波斯的風格裝飾著對稱的花壇、高聳的噴泉和濃蔭的廊道。廣大的園林用高牆圍繞，裡面豢養著熊羆、獅子和野豬作為皇家狩獵之用，維持的費用相當可觀。現在高牆傾圮，各種猛獸任由士兵射獵。在羅馬皇帝的指使下，沙普爾的宮殿化為一片焦土。在文明時代，兩個敵對的國君還是會保持審慎的態度和高尚的舉止，但是尤里安處於當前的情況，完全捨棄合於法律規範的待人之道。然而這些任性的破壞行動沒有必要在我們胸中激起憐憫或憤恨的情緒。希臘藝術家用手完成一座風格單純的裸體雕像，比起蠻族運用龐大勞力興建這些粗俗的建築物，更能顯現天才的價值。要是宮殿的殘跡比木屋的火災讓我們更為感動，我們的人性對生命的痛苦一定存在錯誤的判斷。


 六、尤里安的將道和底格里斯河渡河之戰(363 A.D.)

尤里安成為波斯人恐懼和仇恨的對象，當地的畫家把侵略他們國家的敵人畫成凶暴的獅子，口裡噴出毀滅一切的烈火。但是對他的朋友和士兵來說，這位具有哲學家風格的英雄顯得非常平易近人，特別是在他生命最後的這段時間裡，他的功業表現得格外引人注目，那種積極進取的精神更是令人難以忘懷。他的言行舉止已經習於自省節制和莊重沉著，這種與生俱來的特質很自然地發揮出影響力，毫不費力，也不必刻意表現。他靠著後天培養的智慧，能夠完全控制身體和心靈，堅持自己的行為，不會沉溺於人類最原始的生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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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述的溫帶氣候，等於是在誘使一個生活奢華的民族要盡量滿足性慾，然而年輕的征服者保持貞節，能夠純潔到不受任何侵犯。那些極為美麗的女性俘虜，不僅無法引誘尤里安，甚至無法讓他產生好奇心。何況這些美女並不會抗拒他的權力，甚至以博得他的青睞為榮。他用抗拒愛情誘惑這種堅定的毅力，來支持艱辛困苦的戰爭。當羅馬人行軍通過一望無垠和洪水氾濫的原野時，他們的君王在軍團的前面步行，用同甘共苦的行動激勵高昂的士氣。每一項要使用勞力的工作，尤里安都帶頭拚命苦幹。皇帝的紫袍就如同等級最低的士兵所穿的粗製羊毛戰袍一樣，全都沾滿了汗水和塵土，變得污穢不堪。兩次圍城作戰，讓他有機會展現個人的英勇。在軍事藝術有相當進展的狀況下，任何一位行事謹慎的將領，都不會用這種「身先士卒」的方式來領導部隊。皇帝站在佩裡薩波的城堡前面，完全不理會極為危險的場面，鼓勵部隊要把鐵鑄的城門燒開，這時他差點被一陣投射武器的箭矢擊中，同時巨大的石塊也向著他拋擲過來。就在他巡視毛蓋馬爾恰的內城防禦工事時，兩個波斯人為了國家不顧自己的性命，拔出他們的彎刀突然衝殺過來。皇帝非常熟練地舉起盾牌擋住致命的砍劈，然後用短劍很穩定而又準確地戳刺，把一個敵手殺死在他的腳前。建立豐功偉業的皇帝，得到臣民給予其的尊敬，這可以說是最高的報酬，尤里安從自己的功勳中樹立權威，恢復傳統的軍紀，對手下士兵的要求更為嚴厲。3名騎兵犯有可恥的行為被他判處死刑，他們在與蘇雷納斯的部隊作戰時，不僅臨陣逃走，還喪失一面隊標；同時他也用攻城冠獎勵奮不顧身的士兵，他們首先攀登城牆攻進毛蓋馬爾恰市區。

皇帝的堅毅作風在圍攻佩裡薩波時因部隊的貪財搶奪而受到考驗。他們大聲抱怨獻身軍旅的報酬，竟然只有100多枚銀幣這樣微不足道的賞賜。他顯現古羅馬人的風度，用莊嚴而坦誠的語氣表達出憤慨之情，說道：

發財是你們盼望的目標，這些錢財都在波斯人的手裡，富饒國度的戰利品都可以當成英勇和紀律的獎賞。請相信我的話，羅馬共和國過去擁有龐大的財富，自從那些懦弱和貪財的大臣說動君王，要用黃金向蠻族購買和平以來，現在已經陷入短缺和可悲的境地。稅收已經枯竭，城市已經沒落，行省的人口大量減少。對我而言，從皇室祖先那兒繼承的僅是無畏的精神。我很久以來就相信一個人真正的優勢在於他的心靈，只要知道自己貧窮還能保持高尚的品格，就不會感到羞愧，在把貧窮算是古老德行的時代，這被認為是能與法比裡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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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媲美的榮譽。要是你們願意聽取天神和領袖的話，一樣可以獲得這種德行和榮譽。但是如果你們毫不考慮還要堅持目前的做法，決心要恢復古老的暴亂那種可恥而錯誤的行為，就去做吧。身為人中之龍的皇帝，我隨時準備赴死，瞧不起時時刻刻靠著偶然的狂熱得到擁戴的生命。要是我發現自己不配領導在座各位，在座的許多首長(我以驕傲及歡欣的語氣說)都可以憑著功績和經驗指揮這場重要的戰爭，我會放棄統治的權力而退位，既不悔恨也不煩惱，去過與世無爭的平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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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很誠摯地表達他的決心，受到羅馬人一致的鼓掌和衷心的擁戴。他們會在身為英雄的君主麾下奮戰到底，有信心贏得最後的勝利。他經常用斬釘截鐵的語氣(這些都是尤里安誓詞的內容)激起他們無比高昂的勇氣：「征服波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重振共和國昔日的光榮」。他的心靈裡充滿熱愛名聲的激情，但是在踏上毛蓋馬爾恰的廢墟時，他才允許自己說：「我們現在已給安條克的詭辯家提供了一些素材。」

尤里安繼續鼓起勇氣，努力克服各種障礙，向著泰西封的城門進軍。但是要想將波斯人的首都降服，即使是進行圍攻，還是有很長一段距離。如果不知道何處才是決戰的戰場，那麼即使是以尤里安皇帝的軍事指揮能力，要想實施勇敢而又能發揮技巧的作戰也是不可能的。巴格達南邊20英里，在底格里斯河的東岸，好奇的旅客可以發現泰西封一些宮殿的遺跡。然而在尤里安那個時代，泰西封是面積廣大人口稠密的城市。鄰近的塞琉西亞無論是名聲還是光榮都已完全湮滅，這個希臘殖民地只留下部分區域，完全使用亞述人的語言和生活方式，只保留最早的稱呼科切。這個地方位於底格里斯河的西邊，但是要把它算成泰西封的郊區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兩者之間有一座由船隻搭成的永久性橋樑，整個區域連接起來以後被稱為阿爾·摩代因，就是「城市」的意思，東方人用它來稱呼薩珊王朝的冬季居所。波斯都城的四周被寬闊的河流、高聳的城牆和難以逾越的沼澤圍繞，防守的能力非常堅強。尤里安在靠近塞琉西亞的遺址設置營地，用壕溝和防壁確保安全，阻止位於科切實力強大的守備部隊主動出擊。在這片物產豐富和景色優美的鄉土，羅馬人的飲水和草料可以獲得充分供應。有幾處堡壘會干擾大軍的行動，經過一陣抵抗以後，還是屈服在英勇的攻擊之下。

艦隊可以從幼發拉底河通過一條人工河道，而這條水量充沛可以航行的溪流，正好在城市的下方不遠處注入底格里斯河。要是艦隊貿然進入這條名叫納哈爾·馬爾查的皇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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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科切所處的位置關係，立刻會和尤里安的軍隊分離。要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急流中操舵一個不小心，船隻的航路就會穿過帶有敵意的城市，使羅馬整個水師全部遭到毀滅。有先見之明的皇帝預想到了這種危險，所以要採取補救措施。他過去曾經研究過圖拉真當年在這個地區的作戰狀況，立刻想起這位武功蓋世的皇帝曾經重新挖掘了一條可以通航的渠道，把科切隔離到右邊，而在城市的上方不遠處，將納哈爾·馬爾查的水量從這裡注入底格里斯河。尤里安從農夫那裡打探消息，找到古老工程的遺跡，原來的渠道完全消失在有意的填塞或是時間的湮滅之中。士兵不知疲勞地努力工作，挖出一條寬而深的渠道，很快可以容納幼發拉底河的水量，然後構建一道堅固的堤壩，阻斷納哈爾·馬爾查的正常水流。一道洪流立即衝進新挖的河床，羅馬艦隊經由安全的航道駛進底格里斯河，泰西封原來設置作為阻塞艦隊之用的障礙，現在全部不能發揮功效。

把羅馬軍隊運過底格里斯河，雖然是件很費力的工作，但比起過去的遠征行動，倒不會那麼辛苦，但會更為危險。河流很寬廣而且流速很快，堤岸的斜坡很陡峭，攀登極為困難，河岸的脊部有一道很長的塹壕，後面排列了重裝的胸甲騎兵、技術精良的弓箭手和巨無霸的戰象(要是按照利巴尼烏斯修辭法的誇張說法)。這些野獸踐踏羅馬的軍團，就像踩平一塊黍米田般容易。面對這樣強大的敵軍，要想建造一座橋樑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大無畏的君王立刻抓住唯一的機會，隱瞞企圖不讓敵人和自己的部隊知道，甚至對手下的將領，都到最後快要執行時才被告知。他借口要檢查補給品的供應狀況，80條船隻逐漸開始下卸。一個精選的特遣隊受命準備好武器，接到信號就要從事秘密行動。尤里安用充滿信心和愉快的笑容，掩飾內心的緊張和不安，舉行軍事比賽，以盛大場面來嘲笑敵人，帶著侮辱對方的神情在科切的城牆下從事各種慶祝活動。白天的獻祭顯得喜氣洋洋，等到晚餐的時刻一過，皇帝召集將領到他的帳篷，交代大家在今夜要渡過底格里斯河。他們聽了感到非常驚異，為表示尊敬只有默不作聲，但高齡的薩路斯特仗著年長和經驗所具有的特權提出意見，其餘首長在權衡輕重以後，都支持薩路斯特審慎的抗議。尤里安神色安然地提出說明：「征服和安全要靠攻擊，我們面前的敵軍實力不會減弱，加上源源不斷的援軍，兵力更會增加。我們就是再等下去，河流的寬度也不會縮小，河岸的高度也不會降低。」

尤里安立刻發出信號，部隊馬上採取行動，急著要打仗的軍團士兵跳上靠近岸邊的5艘船，大家使出全力來划槳，很快就消失在暗夜之中。對面升起一片火光，尤里安瞭解最前面的船隻已經登岸，一定是敵人在放火燒船，於是他非常機智，把極端危險的狀況轉變成勝利的預兆，充滿熱情地大聲喊叫：「我們的弟兄在對岸已經獲得成功，看，他們發出指定的信號，讓我們盡快趕過去協助他們，與敵軍在戰場一比高下。」一隻龐大的艦隊採取統一和迅速的行動，衝破水勢洶湧的急流，抵達底格里斯河的東岸，速度快得可以撲滅船隻的火焰，盡快援救冒險犯難的同伴。攀登陡峭而高聳的斜坡的難度，因為盔甲的重量和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而增加了不少。一陣陣的石塊、標槍和火把，不斷向著攻擊者的頭頂投射下來。他們經過艱苦的奮鬥終於爬上堤岸，以勝利者的姿態站在敵人的防壁上面，佔領更大的作戰面積，獲得勢均力敵的態勢。尤里安率領輕步兵準備發起攻擊，疾馳過隊列後，他那富於經驗的眼光立刻明瞭狀況，最勇敢的士兵依荷馬訓示，已經佈滿在前列與後衛。皇家軍隊號角長鳴，發出會戰信號，羅馬人在發出吶喊聲後，配合充滿生氣的樂曲，以整齊的步伐向前邁進，等到投出無堅不摧的標槍後，立刻拔出短劍衝上前去肉搏戰鬥，這樣可以抵消蠻族在投射武器上所佔的優勢。整個接戰延續了12小時，直到波斯人從逐漸後退變成喪失秩序潰逃，最高階級的領導人蘇雷納斯自己做出了可恥的榜樣，羅馬人在後一直追趕到泰西封城門前面。要是他們的將領維克托沒有懇求大家中止莽撞的攻擊，戰勝者就會進入士氣低落的城市，如果不能獲得勝利，那追進去的人也就有去無回了。因為維克托被箭射中，傷勢非常危險，大家才停止行動。羅馬人這邊已知的數據顯示僅有75人喪生，而蠻族留在戰場的屍體有2500具，甚至有說法是損失了6000名最勇敢的士兵。戰利品就如預期的那樣奢華而豐富，大量金塊和銀幣、精美的武器和馬飾，連床和桌子都是由大塊純銀製作。勝利的皇帝為了獎勵作戰的勇士，頒發很多有價值的禮物，像公民冠、登城冠和海戰冠。對尤里安來說，獲得世人的尊敬比得到整個亞洲的財富更珍貴，他舉行莊嚴的儀式向戰神獻祭。但犧牲顯示出最不利的徵兆，透過不甚明顯的跡象，尤里安很快發現他的豐功偉業已到盡頭。


 七、尤里安的戰爭指導和破釜沉舟的作為(363 A.D.)

在會戰後的次日，皇帝的隨身侍衛約維烏斯和海克留斯兩個禁衛軍軍團，以及其餘的部隊，大約佔全軍三分之二的兵力，安全渡過底格里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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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波斯人從泰西封的城牆上看出去，鄰近的四野是一片寂寥。尤里安向著北面投以焦慮的眼光，心中充滿期望。他自己已經勝利抵達沙普爾的首都，他相信塞巴斯蒂安和普羅科皮烏斯也會奮勇邁進，克服一切困難完成行軍和會師的任務。但是他的期待完全落空，亞美尼亞國王主導的背叛行動，使協防軍從羅馬人的營地裡潛逃溜走；再加上兩位將領不和，無法擬訂有利大局的任何計劃，更談不上貫徹執行。皇帝只能放棄獲得主要援軍的希望，親自主持軍事會議。有的將領認為圍攻泰西封沒有任何價值，而且會帶來很大的禍害，極力加以勸阻。在經過充分的討論以後，他贊同將領們所提出來的意見。就這方面來說，讓我們非常難以理解，這個城市被尤里安以前的皇帝圍攻三次，結果都獲得成功，現在能有多大的防衛能力可以抗拒羅馬6萬大軍？何況這些部隊由最勇敢而有經驗的將領指揮，船隻、糧食、攻城器具和軍用物資的供應非常充足。但是我們大可以相信，憑著尤里安熱愛榮譽和蔑視危險的性格，不可能因為無足輕重或虛幻不實的障礙喪失攻城的勇氣。就在他放棄圍攻泰西封的重要時刻，有人異想天開提出用和平談判來解決問題，遭到他嚴詞拒絕。

沙普爾很久以來已經習慣君士坦提烏斯遲疑不決的作風，對於繼位者的明快和勤奮感到極為驚異。遙遠的行省靠近印度和西徐亞的邊界，省長奉命徵集部隊，不得有任何拖延，盡速行軍前來勤王。但是他們的準備工作緩慢，行動受到耽誤，在沙普爾領軍進入戰場之前，已經收到慘敗的信息。亞述受到蹂躪，他的宮殿被毀滅，用來防守底格里斯河主要門戶的軍隊英勇的官兵受到殺戮。皇室的驕傲在頃刻間化為塵土，他坐在地上用餐，頭髮也不梳洗，顯示出內心的悲傷和憂慮。這時就是要求他拿出一半的國土來換取另一半國土的安全，也許都不會遭到拒絕，他會很高興簽署和平條約，成為羅馬征服者忠誠和聽命的盟友。他派遣一位職位很高而又蒙受信任的大臣，借口私人事務秘密向霍爾米斯達斯示好，請求代為緩頰，安排覲見皇帝。薩珊王朝的王子為來使所說服，不知是基於自負還是仁慈的心理，或許是身份和責任使然，認為這是能終止波斯的災禍和確保羅馬勝利最有利的結果。他驚訝地發現皇帝意志堅定，這位英雄人物記得當年亞歷山大曾經因拒絕大流士的建議，而給他自己及國家帶來了極大的不幸。但是尤里安感受到，要是對安全和光榮的和平懷抱希望，就會斷送部隊高昂的士氣，因此他誠摯要求霍爾米斯達斯，私下讓沙普爾的大臣離去，隱匿替敵人說項的危險行為，不能讓營地的人員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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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的尊嚴和利益都不能讓他頓兵在泰西封堅城之下，浪費寶貴的時光。他不斷向守城的蠻族挑戰，要求讓兩軍在開闊的平原決一勝負；對方用審慎的態度答覆，如果他要表現英勇的氣概，不妨去尋找國王的軍隊。他只有忍下這口氣，但是倒能接受他們的勸告。於是他不願將行軍的目標局限在受制於人的狀況下，僅及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決心傚法亞歷山大冒險犯難的精神，大膽向著內陸行省進軍，逼得他的對手為了爭奪亞細亞的帝國，跟他在阿貝拉(Albela)的平原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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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安非常寬宏大量，一位身份高貴的波斯人玩弄手段，對皇帝極力稱讚獲得了他的信任，最後卻背叛尤里安。他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國家，扮演充滿危險、反間和羞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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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帶著一群忠誠的追隨者投效敵營，編出一段故事說他遭受了無情的迫害，用誇張的語氣提到沙普爾的殘酷、人民的不滿和國勢的衰弱，帶著非常自信的神情，願意在羅馬軍隊進軍時充當人質和嚮導。霍爾米斯達斯聰明而且富有經驗，對這些理由產生懷疑，但皇帝聽不進去，沒有產生效果。尤里安抱著輕信的態度，把叛賊當成心腹言聽計從，發佈很倉促的命令。不僅違反他原有審慎的作風，也危及自己的安全。

不到1小時，尤里安就失去了整個水師。這些部隊不知花費了多大的勞力、金錢和生命，才能行駛500英里的距離來到這裡，到最後只有12條小船保留下來，最多不超過22條，用來伴隨行軍的部隊，作為運輸的工具，或者搭建臨時橋樑通過河流，保留給士兵20天糧食的供應量。其餘的倉庫和停泊在底格里斯河的1100艘船隻，在皇帝指揮下，全部葬身烈焰中。基督教的主教格列高利和奧古斯丁譏諷背教者的瘋狂，等於用自己的手來執行上帝公正的判決。一個有經驗的士兵做出冷靜的判斷，認為主教的著作就軍事方面來說並沒有什麼份量，但這個士兵親眼看到船隊葬身火海，也對部隊發出的喃喃怨言贊同不已。然而尤里安這種行動並非不正當，有還算充分的理由可以為他的行為做出解釋。幼發拉底河的航行過了巴比倫以後就無法溯流而上，在底格里斯河不能超越俄庇斯，後面提到這個城市離羅馬人的營地並不遠。尤里安必須放棄不切實際的想法，不能強迫龐大的艦隊克服湍急的激流向上游航行，何況有幾處地方還有人為或天然的瀑布，靠著風帆和櫓槳已經是無能為力，需要拖曳船隻對抗向下衝流的河水，2萬名士兵的體力會耗盡在冗長辛勞的工作中。要是羅馬人繼續沿著底格里斯河行軍，領導者即使有能力和運道也無法完成偉大的建樹，只能期望早日班師回國。反之，要是向內陸進軍，那麼摧毀艦隊和糧食就是唯一合理之道，否則人數眾多且行動積極的敵軍，會從泰西封的城門蜂擁而出，這些有價之物就會落在他們手中。如果尤里安的軍隊最終獲得了勝利，我們就會欽佩這位英雄人物的指揮和作戰能力，竟然敢於剝奪他們撤退的打算，留下死亡和征服讓他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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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態勢逆轉下羅馬大軍的撤退行動(363 A.D.)

笨重的炮兵和輜重隊列會延遲現代軍隊的作戰行動，對於羅馬人營地當時所處的狀況，我們所知甚少，然而，不論在哪個時代，6萬大軍的糧草是審慎的將領應該優先考量的問題。這些生存的必需品不是自行攜帶就是取自敵國，即使尤里安能在底格里斯河上維持一條可供運輸的橋樑，以及保持對亞述的征服，但是一個經過刀兵蹂躪的行省，不可能供應數量龐大而且需要定期運送的補給品。在一年的這個季節，整個地區被幼發拉底河的氾濫所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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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疫流行的環境裡，天空都被成群的昆蟲遮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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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充滿敵意的國家一點都不討人歡喜，位於底格里斯河和米底山地之間的廣闊地區，滿佈著村莊和城鎮，大部分土地都很肥沃，農業的耕種和生產非常發達。尤里安認為，征服者手裡據有兩樣深具說服力的工具，那就是刀劍和黃金，很容易從畏懼或貪婪的當地人那裡獲得大量糧食。但是，等到羅馬人大軍開到以後，所有如意算盤全部落空。他們所到之處，居民放棄無人防守的村莊，在有防衛工事的城鎮尋找庇護。牛群都被帶走，乾草和成熟的穀物被縱火焚燒，有時為了撲滅火災不得不耽誤部隊的行軍。尤里安舉目所見是四處冒煙和空無一物的原野，展現出淒涼無比的景象。具有宗教狂熱的民族認為獨立自主比田園財產更為重要，才會實施堅壁清野的防衛手段，要不然就是專制政府的嚴苛策略，只考慮國家的安全，根本不讓人民有選擇的自由。在目前的情勢下，波斯人的信仰和忠誠支持著沙普爾的作為。

皇帝立即感受到糧食存量的缺乏，而且還繼續在他的手裡浪費掉。事實上在他耗光全部糧食之前，如果運用快速而直接的行軍，可以抵達富裕而毫無武備的城市埃克巴塔納，或稱為蘇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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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喪失了最後的機會，因為不熟悉道路，再就是被他的嚮導出賣。羅馬人朝著巴格達東邊的曠野前進，在裡面毫無目的地飄蕩幾天。這位波斯的變節者運用計謀把羅馬人引進陷阱，自己逃脫憤怒的報復。他的追隨人員經過刑囚以後，供出陰謀行動的秘密。長久以來征服希爾卡尼亞和印度的幻想，一直縈繞在尤里安的腦海中，現在卻折磨著他的心靈，自覺由於個人的疏忽和冒失，才會給全軍帶來災禍與不幸。他急著想從安全撤退或成功的希望中求得平衡，但是不論是從神明還是凡人中，都無法找到滿意的答案。最後，他決心直接向底格里斯河的河岸進發，這可能是唯一的生路。他企圖用快速的行軍進入科朱尼的邊境，這個行省富足而友善，承認羅馬的主權，這樣才能救出全軍。神情沮喪的部隊接獲信號開始撤退，這時離通過查波拉斯河僅過去了70天，立志要推翻波斯王朝的樂觀氣氛似乎還在眼前。

羅馬人進入所望的地區，有幾隊波斯騎兵與之保持一段距離，觀察和監視他們的行軍狀況，有時用散開隊形，有時也用密集隊形對前衛實施小規模接戰。這些分遣隊有更強大的兵力在後支持，等到縱隊的先頭剛要指向底格里斯河，就看到平原上升起一陣塵煙。羅馬人現在只盼望安全而迅速地撤退，為了盡量讓自己安心，把看來極具威脅的徵兆，自欺欺人地當成是一群奔跑的野驢，或者是友善的阿拉伯人正要趕來。他們停下來搭起帳篷，構築營地防禦設施，整夜保持嚴密警戒，等到天明以後，發現自己已被波斯的大軍包圍。而這支軍隊只是蠻族的前鋒，由胸甲騎兵、弓箭手和戰象組成的主力陸續來到，全部聽從著名的高階將領麥蘭尼斯指揮。伴隨他的是國王的兩個兒子及很多地位很高的省長，名聲及期望誇大了後續部隊的強大，在沙普爾親自指揮下從容不迫地向前推進。羅馬人繼續行軍，地形極其複雜，綿長的行列有時會彎曲甚至中斷，為保持警覺的敵人提供了很好的進攻機會。波斯人不斷發起狂暴的衝擊，但受到了頑強的抵抗，一再被驅退。在馬羅迦的作戰行動，規模之大夠資格說是一場會戰，特別是損失了相當多的戰象和省長，在國君的眼裡看來，這兩者的價值沒有多大的差別。

羅馬人這邊沒有顯著的優勢，幾名階級較高的軍官被殺或受傷。皇帝本人親自趕到最危險的場合，鼓舞或引導部隊發揮奮勇殺敵的精神，部下受到感召，才會奮不顧身地作戰。羅馬人的攻擊或防禦武器都比較重，構成作戰的實力也為個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但是無法進行長距離和有效的追擊。東方的騎兵所受的訓練可以在全速之下向任何方向投擲標槍，或是張弓射箭。波斯的騎兵部隊在快速而毫無秩序的飛馳中，最能發揮無可抗拒的作戰能力。隨著時間的流逝，羅馬人面臨的形勢越發糟糕，身經百戰的老兵習慣了高盧和日耳曼的寒冷氣候，亞述夏天的酷熱使他們感到頭昏眼花，不斷的行軍和戰鬥耗盡了他們的精力。面對行動積極的敵人，在緩慢而危險的撤退行動中，他們為了預防敵人的攻擊，只有因應狀況打打停停，一切都失去了章法。而隨著時間的消逝，補給品愈來愈少，羅馬人營地的糧食價格猛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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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安對吃毫不講究，連飢餓的士兵都不屑一顧的食物，他都會感到滿足。他把為皇室準備的補給品，以及用馱馬載運供應護民官和將領的糧食，盡量節省下來供給部隊食用。這種杯水車薪的救濟方式更加深了大難臨頭的印象，羅馬人開始心存最悲慘的想法，認為在他們抵達帝國的邊境之前，不是死於飢餓就是在蠻族的刀劍下身亡。


 九、尤里安苦戰重傷及最後崩殂之情況(363 A.D.)

尤里安目前所處的情勢，是面對無法克服的困難而不得不繼續奮鬥。夜晚最寂靜的時刻，他還在研究和盤算解決之道，即使他閉上眼睛想要暫時避開干擾休息一下，但心中仍然激動不已，感到萬分悲痛。在這樣的狀態中，帝國的守護神出現在他的面前，想來一點都不會令人驚訝。他的頭部和豐饒角掛著一面喪禮使用的面紗，慢慢退出皇帝御用的帳幕。國君從臥榻上起身，漫步走到外面，疲睏的精神在夜涼似水的空氣中清醒過來，他看見一顆火紅的流星，斜掃過天際以後突然熄滅。尤里安認為他看到了戰神帶著威脅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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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召開會議舉行托斯卡納人的腸卜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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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他應該避開戰鬥的結論，這一占卜結果獲得部將一致的認同。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對現實的考量和理性比迷信佔有更大的優勢。

拂曉時響起號角的聲音，部隊行軍經過丘陵起伏的原野，波斯人很秘密地埋伏在小山的後面。尤里安有如一位卓越的將領，不僅富於作戰的技巧也有很高的警惕性，他親自率領先鋒部隊。突然，後方傳來示警的信息，說是後衛遭到突如其來的攻擊。天非常炎熱，他將胸甲脫下放在一旁，從他隨從的手裡抓過一面盾牌，帶領相當多的增援部隊，急著趕去救助後衛。就在這時，正面也同樣發生了危險的狀況，大無畏的君王趕緊率人趕去防衛正面的敵人。就在他疾馳過行軍縱隊時，隊伍中部的左方遭到攻擊。波斯人的騎兵部隊和戰象發起狂暴的衝鋒，差點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好在輕步兵及時趕到，非常靈活地運用投射武器，對準馬背上的騎士和戰象的腿部，矢無虛發獲得良好的戰果，擊敗數量龐大的敵人。

蠻族向後逃走，尤里安在危急關頭始終處於戰鬥的第一線，這時大聲喊叫並且做出姿勢激勵大家發起追擊。他的侍衛都很緊張，但是在混戰的狀況下，他們散佈或被壓制在友軍和敵人之中。他們記得毫無畏懼之心的君王沒有穿甲冑，勸他要注意即將來臨的危險。就在他們大聲喊叫時，從飛馳的騎兵分隊中投射出一陣擲矢和箭雨，有一根標槍擦破他手臂上的表皮，貫穿肋骨插進深處的肝臟。尤里安想從身側拔出致命的武器，但是手指被鋒利的矛頭割破，他失去知覺，從馬背上摔落到地面。他的侍衛飛跑過來援救，把受傷的皇帝輕輕從地上抬起來，離開混亂的戰場運到鄰近的帳篷裡。發生不幸事件的報告在隊列之間傳播，悲傷的羅馬人激起莫之能御的勇氣，要為他們的國君復仇雪恥。兩軍激戰不退，繼續進行血流成河的搏鬥，直到天色全黑才收兵停戰。波斯人在左翼方面戰績輝煌取得優勢，羅馬主將安納托裡烏斯被殺，統領薩路斯特僅以身免。但是這天的戰事對蠻族不利，他們被迫放棄戰場，包括兩位將領麥蘭尼斯和諾霍德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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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名貴族和省長，以及大批最勇敢的士兵，全部喪生在敵人的手中。要是尤里安沒有逝世，羅馬人的這一成果可能轉變為決定性的勝利。

尤里安因失血過多而陷入昏厥狀態，等他醒過來以後，所說的話表現出軍人的武德。他叫人把他的兵器和馬匹帶過來，急著要衝向戰場，但是痛得太厲害把精力都消耗盡了。軍醫檢查他的傷勢，發現症狀嚴重，已回天乏術。在最緊要的生死存亡之際，英雄和智者的堅定性格表露無遺。在這次致命的遠征行動中陪伴他的哲學家，把他的帳篷比擬為蘇格拉底的監獄。那些基於責任、友情和好奇，圍繞在他臥榻四周的部屬，用尊敬的態度表示出傷感的神色，靜聽垂死皇帝的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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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朋友們!弟兄們!離別的時刻就快到了!我帶著歡愉的心情走完人生道路。哲學使我得知靈魂超越肉體，能夠脫離高貴的皮囊，並非痛苦而是快樂。宗教讓我領會到早死是信仰虔誠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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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我靠著德行和堅忍支持，這是神明賜我的恩惠，現在我遭受致命一擊，爾後使我不再有玷辱名譽的危險。由於我生前沒有犯下罪行，死時也毫無遺憾。我很高興自己的私生活能清清白白，也很有信心讓最高神明對我的賜福，在我手中保持純潔和乾淨。我憎惡專制政體的腐化敗壞和草菅人命，我認為政府的目的是使人民得到幸福；我的行為都能遵從審慎、公正和穩健的規範，把一切事物都委之於天命。我的建議是要以和平為目標，長久以來和平與全民的利益息息相關，但是當國家在緊急關頭召喚我拿起武器時，我就會獻身於危險的戰爭。同時有明確的預兆顯示(我從占卜中已經得知此種結局)，我命中注定要在劍下亡身。現在我用崇敬的言行向不朽的神明獻上我感恩的心，沒有讓我在暴君的殘酷、陰謀的暗算或慢性的病痛中喪失生命，他讓我在榮譽的事業和燦爛的生涯中告別這個世界。說來可笑，我還想拖延死亡的打擊，還有很多想要說的話，但是我的精力不濟，已經感到死亡即將臨頭。我很小心地抑制不要說出任何話，以免影響到你們投票選出皇帝，我的抉擇可能考慮不夠周到，或許不夠明智。要是無法獲得軍隊的同意，我的推薦會危及他的性命。我僅以一個好市民的身份表示我的希望，祝福羅馬人能有一位賢明的君主。

經過這番講話以後，尤里安用堅定而溫和的語氣交代後事，使用軍事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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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他剩餘的私人產業，同時詢問安納托裡烏斯為什麼沒有在場。從薩路斯特的答話中得知安納托裡烏斯陣亡，他哀悼朋友的去世，與他剛才的說法有點矛盾，這也是友情的表現。就在這個時候，他責備旁邊的人太過悲傷，勸他們不要用毫無男子漢氣概的眼淚，來污辱即將去世的君王，再過不了一會兒他就會上到天國，四周都是閃爍的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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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人保持靜肅，尤里安開始與哲學家普裡斯庫斯和馬克西穆斯討論形而上學的問題，特別著重在靈魂的性質這個部分，結果使得他的心靈如同肉體一樣急著去迎接死亡。他的傷口很快開始大量出血，由於靜脈腫脹，呼吸發生困難。他感到口渴要飲冷水，等到喝下去以後，就毫無痛苦、安詳地過世了(公元363年6月26日)，時間大約是午夜時。這就是當代明君賢帝最後崩殂的情況，享年不過32歲，從君士坦提烏斯逝世後，統治羅馬帝國的時間是一年零八個月。從他最後的表現來看，雖然有的地方過於誇張，但是熱愛德業和名聲卻是他一生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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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約維安被推選為帝及後續的撤退(363 A.D.)

基督教獲勝以及帝國慘遭重創，照說應由尤里安負責，因為他竟沒有想到為實現自己未完成的計劃，及早公正地選出一位共治者和儲君。但是君士坦提烏斯·克洛盧斯皇族的成員，現在僅剩下他自己一人。若他認真考慮在羅馬人中挑選一個最高尚的人士，讓他穿上紫袍與自己一起治理國家，又捨不得讓人分享自己的權力，害怕選中的人忘恩負義，這都是很自然的事。何況他的身體很健康，年紀很輕，未來還大有可為，這種種考慮都會動搖他安排繼承人的決心。尤里安突然死亡，使帝國無主，沒有接位人選，自戴克裡先登基以來的80年中，國家從未經歷這樣的混亂和危險。這個政府早已不在乎純粹的貴族血統，出身的貴賤已無關緊要，官位的高低不過是暫時狀況，隨時會有變化。有希望身登大寶的人，便只能憑個人的才能來獲得別人的肯定和人民的愛戴。

當時這支飢餓的軍隊，處於蠻族四面包圍下，不得不縮短悲傷和考慮的時間。在這痛苦的環境中，皇帝的遺體遵照他最後的願望，按照儀式塗抹香膏。黎明時分，幾位將領召開了軍事會議，決定邀請軍團的指揮官、騎兵和步兵官員協助完成各項工作。在當天夜晚會議前的三四個小時裡，暗中進行的各種密謀一刻也沒有停止，在會議中提出的皇帝人選，因為派系的關係使得程序大亂。維克托和阿林蘇斯糾合君士坦提烏斯宮廷的舊人，尤里安的友人則擁護高盧領袖達迦萊法斯和內維塔。這兩個派系的性質和利害關係、執政策略，甚至宗教原則，全都形成對立，雙方的不和可能導致最嚴重的災難。唯一能調和分歧的意見、獲得一致支持的候選人只有品德高尚的薩路斯特，如果不是他一再堅決、謙虛而誠懇地聲稱自己年高體弱，實難當重任，受擁戴的禁衛軍統領肯定馬上會被選為尤里安的繼承人。這些將領對他的推辭頗為吃驚，也感到不解。不免想聽聽一位下級軍官(阿米阿努斯)甚為可行的建議。
[161]

 他勸他們應該像皇帝因故不在那樣照常工作，盡一切能力使軍隊擺脫目前困境，托天之福能夠抵達美索不達米亞境內，再本著團結的精神共同商討，選舉出合法的君王。

就在他們進行辯論時，有幾個聲音正向著約維安高呼皇帝和奧古斯都，當時他不過是內廷侍衛的首領。
[162]

 在一片混亂之中，帳篷四周站崗的衛兵也隨聲附和，在短短幾分鐘內傳到遠處的軍營。這位新被選上的皇帝為自己的好運深感意外，匆匆穿戴上皇室的服飾，接受將領對他宣誓效忠(公元363年6月27日)，誰能想到他剛才還在乞求這幾位將領的照顧和保護。約維安能夠脫穎而出的重要條件，是他的父親瓦羅尼安伯爵功勳卓著，長時期為國效力，後來光榮退休，一直過著清閒的生活。他的兒子志願從軍，從最低階的士兵幹起，喜歡醇酒和女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能盡一個基督徒和軍人的本分。約維安的表現很平常，不會引起他人的羨慕和嫉妒，但是樸實的外貌、開朗的性格、隨和機靈的談吐，卻使他贏得戰友的好感。對於不會受到對手的計謀操縱，純粹由群眾推出的人物，兩派的將領全都默認。約維安懷著恐懼的心情，並未因遽然身登大寶而得意忘形。當天的狀況隨時都可能結束新皇帝的性命和統治，敵情的緊迫使大家只有聽從會議的決定。約維安在前任帝王去世不過幾小時之後，發佈的第一道命令是開始行軍，使羅馬軍隊脫離目前的困境。
[163]



獲得敵人尊重的最真切的表現莫過於他們的恐懼。而恐懼的程度，可以從慶賀脫離危險時的歡欣神情準確衡量出來。一個逃兵向沙普爾軍營報告尤里安逝世，天大的喜事使沮喪的君王忽然感到勝利在望。他立即派遣皇家騎兵，也就是1萬名「鐵騎軍」
[164]

 ，用來支援並加強追擊作戰，全部兵力一起壓向羅馬軍隊的後衛。羅馬行軍縱隊的後衛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用戴克裡先和善戰同僚的名字命名的幾個著名羅馬軍團，陣列被敵人的戰象衝散和蹂躪，三位護民官在阻止士兵逃跑時送掉了性命。最後的戰鬥終因羅馬士兵拚命堅持有了轉機，波斯軍隊的人員和戰象傷亡慘重，被迫後退。羅馬軍隊在酷暑中經過整整一天的行軍和戰鬥，終於在傍晚時分到達底格里斯河岸，位於泰西封上游約100英里的薩馬拉
[165]

 。第二天，蠻族不再牽制行軍的部隊，卻襲擊設置在安靜深谷的約維安御營。波斯的弓箭手從山上辱罵和騷擾疲倦已極的羅馬軍團士兵，有一支奮不顧身的騎兵衝進禁衛軍守護的寨門，經過一陣混亂的砍殺，全部喪生在皇帝的營帳旁邊。當天晚上，設在卡爾契的營地，完全靠底格里斯河的高聳堤岸作為防護工事。儘管追擊的薩拉森人不斷前來騷擾，羅馬軍隊在尤里安逝世後4天，仍然在杜拉附近紮下營帳。
[166]



這時底格里斯河還位於他們的左邊，但已面臨糧盡援絕的困境。有些性情急躁的士兵，自以為帝國的邊界就在前面不遠處，向他們的新君王提出准許冒險渡河的要求。約維安和一些有見識的軍官，力圖勸阻此種冒失行動，讓他們瞭解即使確有能力和勇氣，渡過這條深不可測的急流，也只會毫無抵抗能力，落在佔據對面河岸的蠻族手中。但是在他們的一再請求之下，他只得勉強同意派出500名高盧人和日耳曼人，冒險一試作為全軍的榜樣，要是失敗等於對全軍提出警告。這些人員從小生長於萊茵河或多瑙河畔，全都精通水性。他們在寂靜的夜晚游過底格里斯河，襲取一個沒有戒備的敵軍哨所，等到天亮便在對岸發出成功的信號，證明他們不僅勇氣十足而且機運良好。渡河成功使約維安立即聽從幾位建築師的建議，他們說可以用充氣的羊皮和牛皮連接起來，上面鋪上泥土和木柴在河上建起一座浮橋。
[167]

 至關重要的兩天時間花費在無效的工程上，每日忍受飢餓之苦的羅馬人，抱著絕望的心情看著底格里斯河以及對岸的蠻族。隨著皇家軍隊苦難的加深，敵軍的兵力和固守不退的決心正在加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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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約維安的軟弱以及與波斯的和平談判(363 A.D.)

羅馬人身處毫無希望的境地，完全崩潰的意志忽然在和平的呼聲中又開始復甦。沙普爾心中一度出現的狂妄想法很快消失，現在感到十分不安。鑒於在多次勝負難分的對陣中，他喪失了最為忠實和英勇的貴族、作戰最勇敢的部隊和大部分戰象，經驗豐富的君王畏懼挑起羅馬人的負隅頑抗，更害怕羅馬帝國大張旗鼓前來解救尤里安的繼承者，甚至為他報仇雪恥。蘇雷納斯帶著另一位波斯總督來到約維安的御營，聲稱他的君主寬大為懷，只要他提出的條件能使人滿意，就答應讓約維安帶著被俘部隊的遺物，安全返回國門。生還的希望立即瓦解了羅馬人的鬥志，皇帝在軍事會議的建議和士兵的呼聲中，不得不同意接受和平協議。他立即派出禁衛軍統領薩路斯特和將領阿林蘇斯，前往瞭解波斯國王的意願。狡詐的波斯人卻找出各種借口，故意討論困難的問題，要求進一步協商解決辦法，等想到了變通的辦法，又反悔之前同意的條款，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就這樣使盡談判手段，足足拖延了4天，以致耗盡羅馬軍團僅存的一點給養。若約維安能採取大膽慎重的步驟，應該毫不鬆懈繼續行軍，議訂和約的進程必會暫時阻止蠻族的進攻，那麼用4天時間，便已安全到達相距僅100英里的科朱尼。
[169]



優柔寡斷的皇帝沒有識破敵人的計謀，耐心等待命運的安排，最後只能完全接受、無力拒絕帶來屈辱的和平條件。底格里斯河以東5個行省被沙普爾的祖父割讓給羅馬，現在又歸還給波斯君王。沙普爾就憑一紙和約馬上把固若金湯的尼西比斯拿到手中，這座城市曾經擋住3次大軍壓境的圍攻。辛格拉以及美索不達米亞最堅強據點之一的摩爾人城堡，都一併從羅馬帝國的疆域中割讓給敵人。這些要塞的居民在撤離時，可帶走自己的財產作為優惠條件，但這位戰勝者表示強硬的堅持態度，羅馬人必須永久放棄亞美尼亞國王和王國的主權要求。這兩個敵對國家簽訂長達30年的和平條約，也可說是停火協定。為了信守條約的簽訂，舉行隆重的宣誓和宗教儀式，同時雙方還交換了地位極高的人員充當人質，以保證協議條款的執行。

安條克的詭辯家利巴尼烏斯感到極為憤怒，看到英雄的權杖落入軟弱的基督徒繼承人手裡，不禁公開表示，沙普爾的溫和態度實在令人欽佩，竟然僅要求羅馬帝國割讓這麼小一塊地方就會滿足。他還提到波斯國王要是非常狂妄地將領土一直擴展到幼發拉底河畔，也不會遭到拒絕。即使要拿奧龍蒂薩河、西德努斯河、桑迦裡烏斯河，
[170]

 甚至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作為波斯的邊界，約維安宮廷肯定也會有人向懦弱的君王提出保證，剩下的國土仍可以滿足權勢和奢侈的要求。對於這種惡意的譏諷雖然很難接受，但是必須承認，帶來如此屈辱的條約之所以會順利簽訂，的確與約維安的個人野心有很大的關係。這位默默無聞的內廷侍衛頭目，憑著運氣而非才能一舉登上皇帝的寶座，迫不及待要從波斯人手中脫身出來，想要阻止普羅科皮烏斯的陰謀計劃，這位將領目前統率著美索不達米亞軍隊。而且在底格里斯河畔混亂的軍營中匆匆進行選舉，很多軍團和行省對此一無所知，約維安想從勝敗難卜的狀況中建立自己的統治。

同樣是在這條河的附近，距離杜拉這個要點不遠的地方，
[171]

 1萬名希臘人在沒有將領、嚮導和給養的狀況下，距離他們的家園1200多英里處，被原來的僱主拋棄，任憑另一邊得勝的君王去處置。然而希臘人的行動和成敗主要取決於他們的性格而非處境，他們不願用順從的態度，任憑主將的一己之私和個人觀點，來決定他們的命運。希臘人舉行的聯合會議表現出群眾大會慷慨激昂的情緒，每個公民的思想中都充滿對榮譽的熱愛、崇尚自由的豪邁以及對死亡的藐視。他們很清楚自己在武器和訓練方面都優於蠻族，不屈服也不投降，靠著耐心、勇敢和軍事技術可以克服一切困難。值得懷念的萬人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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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並嘲笑著波斯王國的衰弱
[173]

 。


 十二、羞辱的和平條約和尼西比斯的放棄(363 A.D.)

作為屈辱讓步的代價，羅馬皇帝可能提出了一些要求，像是為飢餓的部隊提供足夠的糧食，
[174]

 容許他們通過波斯人架設的橋樑渡過底格里斯河。但約維安即使敢於堅持這種合法合理的條款，傲慢的東方暴君雖然寬宏大量饒恕入侵者，也一定會嚴詞拒絕這種要求。薩拉森人不時阻截掉隊的羅馬士兵，但是沙普爾的官兵卻信守停火協議，容許約維安尋找最合適的地點渡河。從放火燒掉的艦隊中保留的幾條小船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首先載運皇帝和他的親信，然後，經過多次往返，把大部分官兵都渡過去。但是，每個人都為自身的安全擔心，害怕最後被拋棄在敵區的岸邊。有些士兵等不及行動遲緩的船隻，冒險靠一些輕巧的竹筏或充氣的皮囊渡河；有的在後面還拖著馬匹一起游過去，有些人成功抵達對岸；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在冒險的途中被大浪吞沒；還有很多被湍急的水流帶走，最後成為貪婪和凶殘的野蠻阿拉伯人送上門的獵物。部隊這次渡過底格里斯河遭受的損失，不低於一天戰鬥的傷亡。

羅馬軍隊到達西岸以後，總算是擺脫了蠻族充滿敵意的追擊，但是在穿越美索不達米亞長達200英里平原的艱苦行軍中，依然要忍受飢渴的折磨。之後，他們必須橫穿綿延70英里的沙漠，一路上看不見綠色的草地或可飲用的泉水，那些冷酷無情的荒漠根本看不到敵人還是朋友的足跡。軍營中如能發現少量的麵粉，每20磅便有人搶著花10塊金子買去。部隊的馱獸早都被殺來充飢，沙漠隨處可見羅馬士兵丟棄的武器和行囊。他們破爛不堪的衣物和面黃肌瘦的容顏，充分說明過去的災難和遭受的痛苦。當部隊還遠在烏爾城堡時，就有人帶著少量的食糧來迎接大軍，由這件事表明塞巴斯蒂安和普羅科皮烏斯的忠心，因此這點給養越發顯得令人感激。皇帝在提爾沙法塔非常親切地接見美索不達米亞的幾位將領，這支劫後餘生的部隊終於能在尼西比斯好好休息一下。約維安的信使早已用謙虛的言辭向國人宣佈他被選為皇帝，與波斯簽訂和約以及他安全歸來。同時這位新君採取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各地的官員，以確保歐洲部隊和行省對他的忠誠。這樣他們出於利害關係或思想傾向的動機，必將堅定支持他們的恩主身登大寶。

尤里安的友人在早先滿懷信心地宣稱，這次遠征必定大獲成功。他們抱著一廂情願的想法，幻想著神祇的殿堂堆滿東方的戰利品，整個波斯會降到很卑下的地位，成為一個納貢的行省，接受羅馬法令和行政官員的管轄。蠻族將改著征服者的服飾，採用他們的習俗和語言，埃克巴塔納或蘇薩的年輕人都師從希臘老師學習修辭學。
[175]

 尤里安的軍事進展中斷與帝國的聯繫，在他渡過底格里斯河以後，擁戴他的臣民便對君王的命運和前途一無所知。他們對勝利的憧憬不幸受到皇帝逝世傳言的干擾，直到不得不接受重大噩耗時，仍舊堅持對這一重大噩耗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176]

 約維安的信使開始傳佈有關議和的明智做法，認為這是事出無奈確有必要，但更為響亮而真實的傳聞卻明確地告訴民眾新皇帝如何喪師辱國，並透露了他所接受的可恥條約內容。當人民得知，接替尤里安為帝的卑鄙繼承人竟割讓了伽勒裡烏斯戰勝獲得的五個行省，並毫無羞愧地把東部行省最堅強的堡壘，也是重要城市的尼西比斯，拱手讓與蠻族，心中無不充滿震驚、悲痛、憤怒和恐懼。
[177]

 像這樣深刻而危險的問題，與公眾的安全息息相關，無論對其瞭解到何種程度，一定會在民眾的談話中引起爭論。更有些人抱著一絲希望，相信皇帝會進行一次愛國主義的背信棄義行為，來為自己的膽小怯懦贖罪。羅馬元老院一貫堅持擇善固執的精神，拒不承認羅馬軍隊被敵人俘虜後，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條款。如果是為了維護帝國的尊嚴，那麼必要時將一位有罪的將領交給蠻族去處置，絕大多數約維安的臣民，都會接受古代的先例，一定會欣然默許。
[178]



但皇帝無論法定權力受到哪些限制，就國家主權而言，他是法律和軍隊的絕對主人。當初迫使他簽訂和約的動機，現在照樣逼迫他履行協議。他急著犧牲幾個行省換取帝國的安全，看起來讓人肅然起敬的宗教和榮譽稱號，只不過是拿來掩蓋約維安的恐懼和野心而已。儘管尼西比斯居民按照禮儀，請求約維安進駐位於城內的皇宮，皇帝基於謹慎的作風和個人的顏面，很委婉地加以拒絕。在他到達的第二天早晨，波斯的特使拜尼西斯進入皇宮，從閣樓上升起偉大國王的旗幟，以國王的名義宣佈殘酷的懲罰條例，凡不服從者將被處以流放或苦役。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到來前，尼西比斯的多數居民還匍匐在君王腳下，祈求保護。他們懇求他不要拋棄他們，至少不要把忠誠的殖民地交給盛怒下的蠻族暴君。沙普爾曾在尼西比斯的城下連續三次進攻受挫，已氣得快要發瘋。他們仍然有武器和勇氣，可以逐出入侵的敵寇，只求皇帝允許他們用自己的力量進行防衛。一旦獲得獨立自主，他們仍會懇請恩准作為他的臣民。他們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都無濟於事，約維安說話語無倫次，一再強調發過誓無法更改。當他帶著幾分勉強接受當作禮物的金冠時，市民已知曉毫無挽回的餘地，有一個代表西爾瓦努斯忍不住叫道：「啊，皇帝陛下，願你統治下的所有城市都會這樣為你加冕!」

約維安在短短的幾周時間內，便儼然擺出君王的架勢。
[179]

 他對自由非常反感，更是厭惡真理。根據他的推斷，人民的不滿情緒可能使他們投向波斯政府，因而他發佈了一道詔書，限所有的人在3天內離開這座城市，否則將處以死刑。阿米阿努斯曾用形象生動的筆調，描述當時人們普遍感到萬分絕望的情景，彷彿這一切都是他抱著無比憐憫的心情親眼所見。年輕的戰士滿懷憤怒和悲傷，離開他們全力保衛的城池。哀悼死者的人們來到兒子和丈夫的墳前，最後流灑幾滴告別的眼淚，眼看這座他們曾經為之流血的城市就要落入野蠻的新主人手中，使得陰靈慘遭褻瀆。年老的市民親吻自家的楣柱，抓住屋門不肯放手，他們曾在這裡度過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大路上擠滿前途茫茫的群眾，在這場大難臨頭的災禍中，階級、性別和長幼之分全都不復存在。每個人都盡最大能力帶走自己的家產，但是不可能馬上弄到足夠的馬匹或車輛，還是得把絕大多數值錢的家產都扔下。無動於衷的約維安保持冷酷的態度，更加重了這些不幸流亡者的苦難。後來他們在阿米達新建的住處安頓下來，這座新興的城市來了數量可觀的大批殖民者，很快就恢復往日的光輝，成為美索不達米亞的首府。皇帝對辛格拉和摩爾人的城堡，下達同樣的撤離命令，同時將底格里斯河以東五個行省歸還波斯。沙普爾對這次勝利所帶來的榮譽和成果，感到極為愉悅。這次可恥的和平談判被視為羅馬帝國走向衰亡的重要轉折點。約維安之前的統治者，曾對僻遠而又無益的行省放棄管轄的主權。但自從建立羅馬城以來，羅馬的守護神，也就是守衛著共和國疆界的護界神，還從未在進逼的敵軍的刀劍下向後撤退。


 十三、尤里安的葬禮及後世對他的評價(363 A.D.)

約維安在人民大聲疾呼的反對聲中履行協議後，匆匆離開使他蒙受羞辱的國土，帶著整個宮廷前往安條克享受奢華的生活。他完全沒有考慮宗教的情緒，只是基於禮儀和感激，向已死的君王遺體表示最後致敬。
[180]

 因為失去親人而真正痛苦的普羅科皮烏斯，在要讓他護送靈柩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被免除對軍隊的指揮權。尤里安的遺體從尼西比斯運到塔爾蘇斯，行進緩慢，用了15天時間。護靈隊伍走過東部各城市時，同時受到敵對兩派的痛心哀悼和破口大罵。異教徒早已把深受愛戴的英雄歸入靠他的力量得以享受人間香火的神祇之列；基督徒的詛咒將背教者的軀體送入墳墓，靈魂要打下地獄。
[181]

 一派人痛心他們的祭壇將面臨毀滅，而另一派人則歡呼教會又將獲得解救。

基督徒用傲慢曖昧的聲調歡呼，神聖復仇之劍早已懸在尤里安的頭上，現在終於落了下來。他們到處宣揚，暴君在底格里斯河對岸嚥氣時，埃及、敘利亞以及卡帕多細亞的聖徒已得到神的啟示。
[182]

 他們並不承認他死於波斯人的標槍，卻說像這樣的偉大壯舉，乃是出自一位信仰虔誠的勇士之手，此一凡人或不朽的神靈並不為人所知。
[183]

 這種論調極為草率而且不智，卻立即被不懷好意或出於輕信的教徒所接受。
[184]

 他們有的盲目地跟著喊叫，有的公然斷言其事，教會的領導人指使並著手進行宗教狂熱的謀殺活動。尤里安死去十六七年以後，利巴尼烏斯還在呈送狄奧多西皇帝的一篇公開文告中，嚴肅而激烈地提出這項指控。他的懷疑並沒有事實或理論的根據，安條克的詭辯家對死去已久的朋友始終忠心耿耿，我們只能表示欽佩而已。
[185]



按照古老的習俗，羅馬人舉行葬禮以及凱旋式，讚美的頌詞要用一些諷刺和嘲笑加以沖淡。
[186]

 在表現生者或死者榮耀的盛大慶典上，也會將他們的缺點暴露於世人眼前。
[187]

 這一習俗在尤里安的葬禮上充分體現出來。由於他在生前向來輕視和厭惡戲劇活動，所以喜劇演員對他非常反感，就在基督徒觀眾的掌聲中，生動而誇張地扮演過世皇帝種種錯誤和愚蠢的行為。他那多變的性格和獨特的處世態度，為滑稽戲和諷刺劇提供大量素材。
[188]

 他在施展超人才幹時，經常忘記自己高貴的地位和尊嚴，亞歷山大變為第歐根尼，又從哲學家降為傳教士。他純真的品德為極度的虛榮心所玷污，迷信的思想擾亂偉大帝國的平靜並危害到社會的安全。他動輒大發脾氣的做法，看上去像是用心做作。

尤里安的遺體被埋葬在西裡西亞的塔爾蘇斯，莊嚴的墓地位於寒冷而荒涼的西德努斯河畔。
[189]

 很多忠誠愛戴去世的偉大人物的友人，都對此事表示不滿。哲學家表明合情合理的願望，說柏拉圖的門徒應該安息在學院的園林之中；軍人卻又用更響亮的聲音喊道，尤里安的骨灰應該和愷撒的骨灰摻混起來，在古羅馬紀功碑的環繞下放置於戰神廣場。帝王史中像尤里安這種偉大人物真是世所罕見，難逢敵手。


 第二十五章 約維安的統治與崩殂 瓦倫提尼安繼位為帝，其弟瓦倫斯輔佐，導致帝國的分裂 政教合一統治方式 日耳曼、不列顛、阿非利加、東方地區與多瑙河地區的狀況 瓦倫提尼安崩殂 兩子格拉提安與瓦倫提尼安二世繼承西羅馬帝國(343—384 A.D.)


 一、約維安的統治和逝世的狀況(363—364 A.D.)

尤里安的逝世使得帝國的政局陷入難以為繼的險惡處境。羅馬軍隊全靠一紙充滿羞辱的條約逃脫毀滅的命運，
[190]

 信仰虔誠的約維安利用最早那段和平時期，恢復了教會和國家的內部安寧。前任皇帝的作為不夠謹慎，非但沒有化解各派的歧見，反倒有意煽起宗教戰爭。表面上他像是在兩個敵對教派間致力於建立均勢的平衡，這樣雙方感受到希望和失敗的運道無常，都覺得己方有機會奪取權勢和實際的恩寵，鬥爭就會永不止息。基督教徒忘記福音書的教義，異教徒反倒吸取教會宗教狂熱的精神，就在每個人的家庭裡，人性和親情被盲目的宗教狂熱和報復心理抹殺。法律的尊嚴受到惡意破壞或濫權自為，東部的城市到處血流成河，羅馬人的世仇大敵卻據有國家的心腹重地。約維安所受教育使他公開承認信仰基督教，他從尼西比斯回師安條克的一路上，羅馬軍團的前頭高舉十字架的旗幟，那是君士坦丁的拉伯蘭旗，這等於是在向人民表明新任皇帝的宗教信仰。等到他一登上皇帝寶座，立即向各行省的總督發出一封傳閱信函，宣告基督教的神性真理和合法地位。尤里安居心險惡的詔書受到廢止，恢復教會的豁免特權並且擴大範圍。約維安還不無遺憾地表示，由於災禍頻仍，他不得不削減對慈善事業的撥款。
[191]



基督教徒異口同聲讚許尤里安的虔誠繼位者，但他們對他還不瞭解，不知道他到底會選哪些教條或哪次宗教會議作為正統基督教教會的標準。教會得到和平後立即恢復了之前因宗教迫害而暫時擱置的激烈的爭論。相互競爭的各派教會領袖，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未來的氣運取決於最早的印象，都希望自己的理念能深植在一片空白的士兵腦海之中，於是匆匆趕往埃德薩或安條克的宮廷。東部的大道上擠滿本體同一論、阿里烏斯派、半阿里烏斯派和優諾米派的主教，他們在這場神聖的賽跑中盡力奔走，都想要超越對手。皇宮的房間內迴響著嘈雜的叫囂聲，皇帝的耳朵裡充斥著形而上學的爭論，混合著衝動的彼此抨擊，形成一片亂哄哄的奇特景象。態度溫和的約維安要求他們相互體諒，並準備在未來召開宗教大會解決他們的爭端，這反而被認為是他置身事外的徵兆。但是他尊敬偉大的阿塔納修斯，認為主教的德行配享天堂
[192]

 ，這終於讓世人非常清楚地瞭解到，皇帝完全相信尼西亞教義。

阿塔納修斯這位在信仰戰場上驍勇堅毅的老兵已達70歲高齡，聽到暴君死亡的消息立即從退隱地點走出來，在民眾熱烈歡呼聲中又一次登上大主教的寶座，非常明智地表示願意接受約維安的邀請。阿塔納修斯德高望重的形象、處變不驚的勇氣和令人折服的辯才，在連續四代君王的宮廷裡，都能保持早已獲得的名望。
[193]

 等他得到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的信任，並且確定皇帝對基督教的信仰以後，立即返回自己的教區，用極為精練的議事程序和老當益壯的精神體力，對亞歷山大裡亞、埃及以及正統基督教會，又繼續管理了10年之久。
[194]

 他在離開安條克之前曾向約維安提出保證，只要皈依正統教義，上天必定賜予長治久安的太平盛世。阿塔納修斯有理由希望後人或者會讚許他的預言成真，或者會原諒他不過做了一次無效的祈禱，但無論如何他已表達衷心的感激。

微小的力量只要因勢利導就能發揮無可抗拒的作用。約維安的機運來自宗教的理念，能夠掌握時代的精神和最有勢力教派的支持，他們的信仰最虔誠而且人數眾多，
[195]

 基督教在他的統治之下輕易獲得最後的勝利。曾幾何時，異教徒仗著尤里安的機謀而無往不利，如今受到皇家贊助的眷顧消失，守護神也被委棄於塵土之中。很多城市的廟宇不是被關閉就是被廢棄，哲學家經歷的富貴有如過眼雲煙，為著審慎起見還刮光鬍鬚，隱匿自己的真才實學。基督徒欣喜若狂，對於他們在前朝所遭受的折磨，如今是寬恕還是報復，全都操在自己手裡。異教世界的驚懼被明智和仁慈的寬容詔書所驅散，約維安非常明確地宣示，雖然巫術魔法那些褻瀆神明的儀式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但他的臣民可以自由而安全地奉行古老崇拜的祭典。演說家提米斯提烏斯仍舊熟知過去的法律，受到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托付，要對新登極的皇帝表達忠誠擁戴的心意。於是他詳述至高神性的仁慈、人類易犯的過失、良知良能的正義，以及獨立自主的心靈，用議論風生的辯才，諄諄教誨理性的寬容原則，畢竟在「迷信」遭到災禍的時刻，不會恥於訴諸寬容原則。他公正地指出，在最近這場翻天覆地的變動中，兩個宗教都顏面盡失。那些毫無價值的改宗者，以及追隨統治者紫袍的信徒，沒有提出任何理由，更沒有感到自慚，先是從教堂走向廟宇，再從朱庇特的祭壇回到基督徒的聖殿。
[196]



羅馬軍隊在7個月內行軍1500英里，歷盡戰爭、饑饉和天候的險阻艱辛，終於又回師安條克。雖然他們為國犧牲而且勞累不堪，時節又接近冬季，但怯懦而又焦急的約維安，只讓人員和馬匹有6個星期的休息時間。皇帝無法忍受安條克人民輕浮的舉止和惡意的嘲笑，按捺不住要據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宮，防止有野心的競爭者趁機佔領虛位以待的歐洲。但是他很快接到讓人安心的信息，從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到大西洋沿岸，全都承認他的權位。他從美索不達米亞營地傳遞出去的首批信件中，將高盧和伊利裡亞的軍事指揮權授予馬拉裡克和盧西利安伯爵。前者是位勇敢而忠誠的軍官，土生土長的法蘭克人；後者是他的岳父，過去指導尼西比斯的防務，因驍勇善戰而稱譽全軍。馬拉裡克自謙無法勝任婉拒職位；巴塔維亞支隊突然發生嘩變，盧西利安在蘭斯慘遭殺害。但是騎兵主將約維烏保持穩健的態度，絲毫不以個人的榮辱為念，立即安撫騷動的部隊，平息士兵心中的疑懼，舉行效忠宣誓並且齊聲歡呼表示贊同軍隊的推選。等到約維安越過托羅斯山抵達卡帕多細亞的提亞納，西部軍隊的代表團向新即位的君王致敬。

約維安離開提亞納，繼續用急行軍趕往加拉太的首府安卡拉，以執政官的名位和服飾授予他的幼子(公元364年元月1日)。
[197]

 達達斯塔納
[198]

 是個毫無名氣的小鎮，正好位於安卡拉和尼西亞之間的半途上，因約維安在此喪生而為世人所知(公元364年2月17日)。在約維安死前一天，他享用了極為豐盛的晚餐並痛飲美酒，之後退回寢室休息。第二天早晨發現約維安皇帝暴斃在床上，突然死亡的原因有不同的說法。有些人認為是消化不良所引起，可能是飲酒過量，也可能是夜晚食用蘑菇出了問題；也有人認為是睡眠中吸入煤炭燃燒的氣體引起窒息，行宮的牆壁用潮濕的泥灰粉刷後，會產生有毒的氣體。但對一位君王的死亡缺乏正規的調查，他的統治和名位很快為人所遺忘。唯一發生的引人注意的情況是，有人在暗地裡造謠，說是約維安之死是宮闈之間下毒所致。
[199]

 約維安的遺體被運往君士坦丁堡，與以前的國君一樣舉行葬禮。悲痛的行列在路上遇到他的寡妻查麗托，她是盧西利安伯爵的女兒。當她仍在為新近去世的父親哭泣，而急著想擦乾眼淚好投入身為皇夫的懷抱時，沒想到等來的卻是與丈夫的天人永隔。她在失望和悲傷之餘更要為母愛的焦慮而受盡折磨。就在約維安去世前6周，幼小的兒子被安置於顯赫的權位之上，榮飾著「尊貴者」的頭銜和執政官的虛名。皇家青年沿用祖父的名字瓦羅尼安，他並未察覺自己的命運，只有被當政者猜忌時，才提醒他自己是皇帝的兒子。16年後他仍存活在世，但已經喪失一目。他那受苦的母親一直在擔心，隨時會有人把她無辜的兒子從她的手中奪走，用他的鮮血來平息在位君王的疑慮。
[200]




 二、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即位為帝(364 A.D.)

約維安過世後，羅馬世界的王座有10天沒有主宰(公元364年2月17日至26日)。
[201]

 大臣將領繼續集會商議，要執行各自所負的職權，維持公眾秩序，平靜調動部隊前往比提尼亞的城市尼斯，選來作為推舉皇帝的地點。
[202]

 掌握帝國軍政大權的人物舉行莊嚴的會議，帝王的冠冕再度一致呈給統領薩路斯特，他第二次拒絕接受這被賜予的榮耀。當有人托稱父親的德行可以使其子獲得恩惠時，統領就用公正無私的愛國心堅持到底，正告所有的選舉人，他和兒子，一位是衰弱的老人，而另一位是沒有經驗的青年，無力擔負統治國家的重責大任。接著提出的幾位候選人，他們的性格作風或工作表現受到質疑，在權衡各種狀況後，陸續遭到否決。但等到瓦倫提尼安的名字被宣佈，這位軍官的功績受到全體與會人士的讚許，投票結果獲得一致通過，連薩路斯特也誠摯認可。瓦倫提尼安
[203]

 是格拉提安伯爵的兒子，伯爵是潘諾尼亞地方西巴利斯河的土著，出身寒微，力氣驚人又武藝高強，晉陞為阿非利加和不列顛的軍事指揮官，帶著豐富財產從軍中退休，難免讓人對他的操守說閒話。不過格拉提安在軍中的階級和經歷，對兒子的事業發展有很大幫助，讓兒子有機會顯示自己的真才實學，在晉陞方面優於同儕。

瓦倫提尼安身材修長，舉止優雅，態度端莊，剛毅的面容表現出堅強的意志和信心，讓人印象深刻，使朋友油然心生敬重之感，仇敵難免懷有畏懼之心。身為格拉提安之子繼承其父的最大優點，就是有強壯而健康的體格，使得無畏的勇氣能發揮最大效果，養成純真和自製的習性，約束私情慾念，發揮天賦才能。瓦倫提尼安不僅自尊自愛，也獲得國人的尊敬。他從小喜愛軍人生活，不願咬文嚼字附庸風雅，對於希臘文和修辭學可說是一竅不通，但具有演說家的特質，絕不會怯場緊張，能夠適應所處的情況，用滔滔不絕的雄辯，表現出胸有成竹的風範。他所研習的法規，全部跟軍事紀律和行軍打仗有關，素以工作勤奮和要求嚴格著稱，不僅善盡軍營的職責，還能排除萬難達成任務。尤里安在位時，他公開藐視正當紅得勢的宗教，因而遭到罷黜。
[204]

 但是從他後來的作為看來，瓦倫提尼安的生活不知檢點，有時會膽大妄為，他所受的影響來自軍隊的粗魯習氣，而不是基督教的狂熱信仰。不過，由於君王賞識他的才幹，原諒他的過失，仍舊加以重用。
[205]

 他在波斯戰爭中歷經各種狀況，又像過去在萊茵河的作戰一樣，建立驍勇剽悍的名聲。他在執行重要任務時，能不負所望快捷完成使命，贏得約維安的器重，令他指揮第二梯隊盾牌兵擔任內衛勤務，從安條克開始行軍，抵達安卡拉營區。他在非常突兀的狀況下受到召喚，所以就這次選舉而言，不可能犯有罪行和先期密謀。於是他在43歲那年，開始全權統治羅馬帝國。

大臣和將領在尼斯開會推舉的人選還不能算數，除非獲得軍隊眾口擁戴的肯定。德高望重的薩路斯特深知人數眾多的集會經常會發生意外狀況而使預定的人選有所變動，故提議與會人員在就職典禮那一天，不能出現在公眾前，要是違反這一規定就處以死刑。這樣做可避免因個人的聲名，受到有心人士的擁立而節外生枝，難以善後。然而由於閏年的關係，使得典禮那天要置閏
[206]

 ，根據古老的迷信，這增加的日期會帶來凶兆，大會只有延後直到吉時來臨才開始(公元364年2月26日)。瓦倫提尼安站在高聳的將壇上，大家一致認為目前最明智的做法，是贊同會議的選擇。部隊按照軍階環繞在將壇四周，在官兵歡呼雷動聲中，很莊嚴地授予新登基的皇帝冠冕和紫袍。就在他伸出手要向全副武裝的群眾講話時，一陣嘈雜的低語突然從隊伍中間爆發開來，逐漸變成洪亮而迫切的喧囂，那就是他必須即刻為帝國提名一位共治者。瓦倫提尼安不動聲色的鎮定態度使場面安靜下來，也獲得大家的尊敬。然後他向集會人員發表演說：

弟兄們，幾分鐘前你們有權讓我處於默默無聞的地位，是你們據我過去的表現，判斷認為我可以治理帝國，所以推舉我登上帝座。那麼考慮國家的安全和利益，現在已是我的責任。與寬廣的天地相形下，人類是多麼渺小，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而生命無常，因而對各位的要求我絕不會有婉拒之心，也急切懇求有價值的共治者給予協助。但要知道，雙方不和會產生致命危險，抉擇一位忠誠的朋友需要周詳而審慎的考量，這也是我最關切的事。各位的作為是要善盡本分和有始有終，現在就回到營房去，安靜修養身心。按照慣例，新皇登基，各位會得到應有的賞賜。
[207]



驚訝的部隊混合著驕傲、滿意和畏懼，承認這才是一位主子的語氣。憤怒的叫囂聲平息下來，鴉雀無聲的氣氛表示出尊敬的態度。瓦倫提尼安在軍團的鷹幟以及騎兵和步兵各種旌旗的圍繞之下，擺出軍容威武的排場，引導進入尼斯的皇宮。

不過，瓦倫提尼安感覺這件事極為重要，為了防止士兵藉故產生草率的擁立行動，立刻召集首長集會討論。性格直爽的達迦萊法斯簡短的表示，最能代表大家的心聲，這位軍官說道：「賢明的君主，要是你只照顧家庭的利益，那麼你有一位兄弟；如果你熱愛國家，可以考慮身邊最夠資格的羅馬人。」皇帝壓下他的不滿，但是沒有改變心意，開始緩慢的行程，從尼斯經尼科米底亞到君士坦丁堡。就在首都的一處郊區，他把奧古斯都的頭銜授予自己的弟弟瓦倫斯，這是他登基以後的第30天(公元364年3月28日)。現在就是最有膽識的愛國分子也很清楚，他們的反對於國家毫無好處，倒是會給自己帶來生命的危險。皇帝的絕對意志在宣佈以後，大家就只能用無言的屈服表示接受。瓦倫斯當時是36歲，從未在軍事和民政的職位上一展長才。從他的個性來看，世人無法抱樂觀的看法。不過，他具有的唯一特點，是在瓦倫提尼安的提挈之下，可以保持內部的安寧。他會忠心耿耿滿懷感激地依附恩主，在他一生之中不論有任何行動，都會謙卑而愉悅地聽命，唯兄長的地位、才智和權勢馬首是瞻。


 三、西羅馬和東羅馬帝國最後的分治(364 A.D.)

瓦倫提尼安在劃分行省前，先著手改革帝國政府組織。無論哪個階級的臣民，只要是在尤里安統治期間受到了傷害或壓迫，只要提出公開控告就會受理嚴辦。當薩路斯特統領提出懇求，希望從政府職位上退休時，人們保持沉默，證明他無瑕的廉潔。
[208]

 瓦倫提尼安出於友誼和尊敬，誠摯地拒絕了他的請求。但在故去皇帝的寵臣中，很多人過去濫用所獲的信任，或假借宗教名義為自己牟利，現在無論是君王施恩還是司法的公正，都不可能全身而退。
[209]

 宮廷大臣和行省總督有很大部分從現職調開，但有些功績卓越的官員，還是得到另眼相看，沒有受到牽連。反對的叫囂雖非常激烈且滿懷義憤，微妙的調查程序不斷進行，但是看來很多地方倒是明智且溫和。
[210]



兩位君主突然病倒，給新的統治帶來干擾也產生疑慮，幸好他們很快恢復健康。就在初春，兩位皇帝離開了君士坦丁堡。梅迪亞納的宮殿也是一座堅固城堡，距離納伊蘇斯只有3英里遠，他們做出羅馬帝國分治的嚴正決定(公元364年6月)。瓦倫提尼安把東部統領掌管的從下多瑙河直到波斯邊界的富裕地區授予他弟弟；在伊利裡亞、意大利和高盧統領掌管的地區，經常發生戰事，由他親自統治，範圍從希臘的東疆到喀裡多尼亞的防壁，再從不列顛的邊牆到阿特拉斯山脈的山麓。所有行省的治理按照上述的疆域劃分清楚，但是兩個國務會議和宮廷需要加倍的將領和官員，依他們的功勳和地位有所區別，另外是騎兵和步兵都增設七個主將。當這些重要的事務全部在友善的氣氛下處理完畢，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在最後一次擁抱後分手。西部皇帝把臨時的行宮設置在米蘭，東部皇帝回到君士坦丁堡，他的疆域有50個行省，而他根本不會說民眾使用的語言。


 四、普羅科皮烏斯在東部叛亂的行動(365—366 A.D.)

東部的平靜局面很快被叛亂打破，瓦倫斯的寶座受到一位大膽敵手的攻擊而變得岌岌可危。這位禍首是尤里安皇帝的親戚
[211]

 ，唯一的過錯是名聲太高引起猜忌。普羅科皮烏斯的晉陞極為快速，出身沒落家世的他先是擔任軍事護民官，然後是司法官，最後成為美索不達米亞軍隊的聯合指揮官。那位君主還沒有子息，公眾的看法是他可能成為繼承人。還有就是在他的朋友之間盛傳，說是尤里安在卡雷月神廟的祭壇前，曾私下把皇家的紫袍授予普羅科皮烏斯，
[212]

 當然這些話也可能是仇敵在造謠。他用遵守本分和服從負責的態度，盡力化解約維安的猜疑，然後退休帶著家人歸隱田園。他在卡帕多細亞行省有龐大產業，但像這樣與世無爭的生活竟然也受到干擾。一名官員帶著一隊士兵，奉新即位君王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的名義，被派遣前來處理普羅科皮烏斯所涉及的案件。不幸的命運可能使他遭到終生監禁或者是恥辱的死刑，配合的態度可能會獲得較長的緩刑和體面的結局。他根本不與官員爭辯皇家的命令，只要求給予他片刻時間的恩惠，好擁抱哭泣的家人，同時用非常豐富的招待，鬆弛衛兵的警覺。他用盡手段逃脫追捕，來到黑海海岸，越過海洋抵達博斯普魯斯這個國家，
[213]

 在很偏僻的地區停留了幾個月，嘗盡流離失所和孤獨匱乏的痛苦。他那悲哀的心情沉浸在不幸的災難中，為當前的處境激起更大的憂慮。要是發生任何意外使人得知他的姓名，不守信義的蠻族會毫無顧忌地違反待客之道。

普羅科皮烏斯在感到急躁而絕望時，乘坐上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船，他現在只能寄望於成為統治者才能生存，因為他作為一個臣民，已經無法享受安居樂業的生活。一開始他潛伏在比提尼亞鄉村，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
[214]

 逐漸敢進入首都，把自己的生命和氣運全托付給兩位忠誠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元老院議員，另一位是宦官。他從獲得的信息中瞭解公共事務的狀況，感覺到一線成功的希望。民眾間普遍瀰漫著不滿的氣氛，他們懷念薩路斯特的公正和能力，他被解除了東部統領的職務，這讓很多人憤憤不平；他們藐視瓦倫斯的為人處世，粗魯又缺乏勇氣，軟弱又不和善；他們畏懼皇帝的岳父所具有的影響力，彼得洛尼烏斯被封為大公，他是一個殘酷而貪婪的大臣，嚴厲追繳從奧勒良皇帝以來所有拖欠的貢金。

就篡奪者的圖謀叛逆來說，目前局勢極為有利。波斯人的敵對行動需要瓦倫斯在敘利亞坐鎮，從多瑙河到幼發拉底河之間的部隊都在調動，首都有時會駐紮很多士兵，他們要從這裡渡過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有兩個支隊的高盧部隊接受陰謀分子建議，他答應成功後給予他們豐盛賞賜。同時部隊對尤里安的尊敬之情仍未忘懷，對他無故受到壓迫的親戚，同意支持他的繼承權利。第二天清晨，支隊在靠近安娜斯塔西亞浴場的地方列陣，普羅科皮烏斯穿著紫袍看來像演員而不是皇帝，如同死中復活一樣出現在君士坦丁堡。士兵已完成接待準備，對著心驚膽戰的君王發出歡樂的呼聲和忠誠的誓言(公元365年9月28日)。而從鄰近地區集合的一群強壯的農夫，使得隊伍的人數增加，聲勢更為浩大。普羅科皮烏斯在黨徒用武力護衛下，陸續掌握法院、元老院和皇宮，在他開始暴動奪取政權時，對於人民在一邊袖手旁觀而且態度沮喪，感到極為驚慌和恐懼，那是因為民眾並不清楚叛亂的原因，也憂慮事變會帶來苦難。但是他的軍事力量遠超過任何實質上的抵抗，不滿分子全部聚集到叛軍的旗幟下。窮人激起趁火打劫的希望，富有人家畏懼搶劫不得不受到裹脅。群眾的心理很容易被說服而變得堅定不移，篡位者許諾一旦革命成功就會給他們帶來好處，結果他們果然上當受騙。官員都被抓了起來，監獄和軍械庫被打開，海港的進口和通道也被佔領。不到幾個鐘頭，普羅科皮烏斯的地位雖然還未穩固，已經成為皇城獨一無二的主人。

篡位者運用勇氣和手段，使料想不到的成功獲得進一步發展和改善。他非常巧妙地傳播於己有利的謠言和評論，同時為了迷惑民眾，故意接見遙遠國家派來的使臣，當然有些是虛構人物。色雷斯各城市以及下多瑙河地區的碉堡，駐紮龐大的軍隊，逐漸涉入反叛罪行。哥特君王願意供應君士坦丁堡統治者數千名協防軍，使他的陣營變得更加強大。普羅科皮烏斯的將領越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不費吹灰之力控領比提尼亞和亞細亞沒有防衛能力而富裕的行省。位於島嶼上的城市庫濟庫斯倒是盡力防守，但還是屈服在他的勢力之下。約維烏斯和海克留斯這兩個名聲顯赫的軍團，奉命前來清剿，也投入了篡位者的懷抱。他開始徵召新兵來增強老兵部隊的實力，很快就組建了一支軍隊，無論就數量還是戰力而論，都可以與相互競爭的強大對手處於勢均力敵的局面。霍爾米斯達斯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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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位精力充沛而又精明能幹的青年，不惜以尊貴的身份拔劍反對東部合法的皇帝。這位波斯王子立刻被授予羅馬代行執政官這個古老而特別的職位。

福斯蒂娜是君士坦提烏斯皇帝的遺孀，與篡位者聯姻，把自己和女兒交到他手中，更增加了起事的地位和聲望。君士坦提婭公主大約有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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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舁床上隨著部隊行軍，被繼父抱著在武裝人員的集會中亮相。等她經過陳列的隊伍，激起士兵的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英勇的氣概，回想起當年君士坦丁家族的光榮，他們在效忠的歡呼聲中，誓言要捍衛皇室幼女的權利，不惜犧牲個人的生命。

就在此時，瓦倫提尼安接獲東部發生叛亂的可疑信息，已提高警覺，但又感到非常困惑。日耳曼戰爭的危機迫得他只能關心自己疆域的安全，每一處通信管道不是中斷就是訛傳。他所聽到的謠言滿天飛，更是感到焦慮，說是瓦倫斯戰敗死亡，留下普羅科皮烏斯單獨成為東部的主人。其實瓦倫斯還好好活著，當他在愷撒裡亞接到叛變的信息時，基本已對生命和前途感到絕望，提出與篡奪者談判的建議，私下打算在必要時為了保命可以遜位。怯懦的國君因大臣的堅持免於恥辱和毀滅，現在上下一心決定從事內戰。薩路斯特在承平時被免除職位毫無怨言，等到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就自告奮勇要負起辛勞而危險的任務。德高望重的大臣恢復原職出任東部統領，這是瓦倫斯所採取的第一步措施，表示他的悔恨，使人民感到滿意。

普羅科皮烏斯的統治所能獲得的支持，是來自軍隊的勢力和行省的順從。很多地方的文職或軍職官員，不論是出於責任還是利益考量，盡力使自己不要涉入叛亂的罪行，或是找機會背棄篡奪者的陣營。盧庇西努斯率領敘利亞的軍團，用急行軍前來援救瓦倫斯。阿林蘇斯的武藝、英俊和驍勇在當時英雄人物中可謂首屈一指，他用小部隊攻擊數量佔優勢的叛黨。當他看到士兵的面孔很熟，過去曾在他的麾下服務時，就大聲叫喚他們趕快投誠，並將造反的頭目抓住帶過來，這完全是他的才華出眾能讓人信服，通常對方都會遵從這種極不尋常的命令。
[217]

 阿爾貝提奧是君士坦丁大帝麾下身經百戰的老將，曾經出任執政官而名重一時，受到勸說從隱退生活中復出，再度領軍趕赴戰場。在激戰之中他平靜地取下頭盔，露出滿頭白髮和衰老面孔，在子弟和戰友的親切叫喚聲中，普羅科皮烏斯的士兵發出致敬的歡呼。他向他們規勸，不要支持可鄙僭主毫無希望的舉事，追隨他們的老指揮官，他一定會領導他們獲得榮譽和勝利。

在塞阿提拉
[218]

 和納科利亞的兩場接戰中，部隊受到背叛軍官的影響和指使，拋棄命運乖戾的普羅科皮烏斯。篡奪者在弗裡吉亞的森林和山區流竄一段時間後，被喪失前途的黨徒出賣，擒送到御營立即斬首(公元366年5月28日)。普羅科皮烏斯遭到與過去的失敗僭主同樣的下場，戰勝君王在合法審判的形式下所實施的殘暴行為，激起人們的憐憫和義憤。
[219]




 五、嚴厲取締魔法和暴虐的惡行(364—375 A.D.)

上述行動都是專制和反叛的必然後果。但是在兩兄弟統治下，羅馬和安條克對運用魔法的罪行，展開如火如荼的調查和雷厲風行的懲罰(373 A.D.)，這被認為是對天國的不滿和人世墮落的徵兆。
[220]

 在當前這個時代，最讓我們直言不諱感到驕傲的事，莫過於歐洲最文明的區域，已經廢止這種殘酷和可憎的偏見。
[221]

 過去這些偏見曾在整個世界肆虐，還涉及所有宗教觀念的各個體系。
[222]

 羅馬世界的民族和教派，全都相信而且痛恨「陰間的法術」
[223]

 ，認為它可以控制自然的運行和人類的心靈。他們畏懼符咒的經文、奇妙的草藥和邪惡的儀式所具有的神秘力量，認為魔法能夠取人性命，也能起死回生，激發心靈的熱烈情緒，破壞人類創造的成果，迫使惡魔吐露未來的秘密。他們懷著矛盾的心情，相信那些滿臉皺紋的女巫和到處巡行的術士，雖然在貧賤和不齒中度過卑微的一生，卻因害人利己的極度可厭動機，在空中、地面和陰世的超自然疆域發生很大的作用。
[224]

 社會的輿論和羅馬的法律同樣在指責魔法奇術，但是由於他們滿足了人心最迫切的激情，所以導致愈禁愈烈。有一種基於想像的原因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帶來了很大的災難，那就是有人在暗中預測皇帝的死亡以及陰謀的成功。要是考慮產生的效用，就會鼓動野心分子的希望，解除他們忠誠誓言的束縛，在這種情況下魔法涉及了大逆不道和褻瀆神聖的罪行，被認為是十惡不赦。
[225]

 這種毫無事實根據的恐懼會擾亂社會的安寧和個人的幸福，就像本不會傷人的火焰，卻可以通過溫度逐漸熔化蠟制的人像。被惡意鎖定的目標受到驚嚇，胡思亂想，「火焰」就可以獲得無與倫比為害甚烈的力量。草藥泡製的飲料，被認為可以汲取超自然的力量，當作毒藥使用極為方便；魔法有時會被愚蠢的人類利用，為最凶殘的罪惡提供工具，或者拿它來作為掩飾險惡用心的面具。

在瓦倫斯和瓦倫提尼安的大臣暗中推動下，立刻使得告發者大肆活動。在上者表明不會拒絕羅織的控訴，何況這種罪行幾乎是無所不在。雖然定罪的條文就量刑的標準而言並不嚴重，但在虔誠卻過度嚴苛的君士坦丁最近的判決中，仍然將死刑作為唯一的懲罰。這種死罪是把叛逆、魔法、下毒和通姦全部毫無條理地混雜一起，對於有罪還是無辜、赦免還是加重的認定完全沒有原則，要看法官在審判過程中是基於個人憤怒還是謬誤的情緒來做出最後的裁決。大臣很容易發現，宮廷根據各個法庭提供的判處死刑的人數，來評估他們辦案的勤奮和能力。他們並不是不願做出無罪開釋的判決，但是他們更熱衷於炮製偽證以及通過嚴刑拷打得到證據，用莫須有的指控套在最受尊敬的人員身上。隨著調查的展開，不斷為刑事起訴找出新的課題，即使無恥大膽的告發者提出的謊言被查明，也只是無罪加以飭回。但是可憐的受害人在指出真正或虛假的同謀以後，很少能得到與這一罵名相對應的回報，也就是說自己送命還不夠，必須株連更多的人員。從意大利到亞細亞遙遠的邊疆，不論是青年還是老人，都被鎖在鐵鏈上拖進羅馬和安條克的法庭，元老院議員、貴婦人和哲學家慘死在恥辱而暴虐的酷刑之下。有些被指派看管監牢的士兵，帶著憐憫而氣憤的怨言提到，如果這麼一大群囚犯要想逃走或激起抗拒，他們的人數完全不足以應付。最富有的家庭因罰款和籍沒而破產，最清白無辜的市民也為自己的安全而戰慄。我們可以從一位古代作家的非常肯定的斷言中形成一種概念：在很多令人憎惡的行省裡，囚徒、流人和逃犯在居民中占最大部分。
[226]



塔西佗敘述無辜和卓越的羅馬人被處死，犧牲在最早的那些愷撒的殘酷暴政之下。歷史學家的手法和受害人員的功績，在我們的心頭激起印象鮮明的情緒，為之感到恐懼、欽佩和憐憫。阿米阿努斯用庸俗而毫無特色的筆調，描繪雙手沾滿鮮血的人物，極為詳盡而冗長，使人讀之生厭。我們不再著重描述自由和奴役、偉大和悲慘的對比，只想提及在這兩兄弟統治時，他們是如何用令人感到恥辱的手段，在羅馬和安條克掀起一場恐怖的處決風潮(364—375 A.D.)。至於這兩個皇帝的性格，瓦倫斯是怯懦膽小
[227]

 ，而瓦倫提尼安則是暴躁易怒。瓦倫斯在位的統治原則就是處心積慮關切個人的安全，當他還是臣民時，就帶著驚懼的敬畏之心，親吻在上位者的手；一旦身登大寶，就期望人民像他過去那樣，對皇帝充滿懼意，為了忍辱保生永遠降服。瓦倫斯的寵臣用巧取豪奪的手段和籍沒的特權來弄錢發財，但是他本人非常節儉，沒有貪婪的意念。
[228]

 這些人鼓起如簧之舌向他進言：其一，任何叛逆案，涉嫌就是證據；其二，權力的最大問題是會引人窺視；其三，圖謀未遂的罪行並不輕於已遂的行動；其四，任何臣民威脅到君王的安全，干擾君王的起居，生命就失去存在的價值。

瓦倫提尼安有時會受到蒙騙，讓他的自信受挫，但是告發者如果用危言聳聽的手法，只會讓他產生警惕之心而更為堅毅不移，就用藐視的笑容使告發者保持沉默。他們讚譽他能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然而皇帝講求司法公正時，很容易受到誤導，認為仁慈是軟弱的表現，憤怒倒是至高的德操。瓦倫提尼安有積極進取的偉大抱負，一生都在不斷地奮鬥，克服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對於曾經損害到他的人不會法外施恩，對侮辱他的人更是睚眥必報。如果說他的謹慎會受人指責的話，那麼他勇往直前的精神就值得讚揚。事實上就是傲慢而有莫大權勢的將領，一旦激起奮不顧身士兵的憤怒之心，也會帶來血流五步的後果，因此他們常常感到戒慎恐懼。然而在他成為世界霸主後，很不幸把這一重要的原則忘掉，那就是：阻礙都可排除，勇氣克服困難，凡事要合情合理，對人要寬宏大量。現在只要臣下讓他感到不滿，或是無意中使他感到不快，就任憑自己發洩狂暴的情緒。不論是管理皇室還是帝國，哪怕是輕微的觸犯和頂撞，甚至有些是純屬想當然耳，像是一句逆耳的回話、一件意外的疏失、一次無心的遲誤，所受到的懲罰都可能是立即判處死刑。西部皇帝經常衝口而出的話是：「砍掉他的頭」「把他活活燒死」「用亂棍把他打死」。
[229]

 就是最有權勢的大臣都非常清楚，對於他那血腥的命令不能稍加爭辯或延遲，否則會讓自己受到抗命的罪行和懲罰。這種野蠻的審判是他的得意之作，瓦倫提尼安養成冷酷作風，毫無惻隱之心和悔恨之意，突然產生的激情更證實了他暴虐的習性。
[230]

 他觀看刑囚和處死犯人所產生的劇烈痛苦時，不僅泰然自若且感到滿足。對那些有同樣脾氣臭味相投的手下，只要忠心耿耿就會受到重用，得到他的友誼。馬克西明因殺戮羅馬的貴族家庭而獲得功勞，於是賜予他皇家稱號作為報酬，出任高盧的統領。瓦倫提尼安養有兩隻凶狠巨大的熊，以封號「純純」和「小金」而知名，像馬克西明一樣受到寵愛，他把它們當成信任的侍衛，住的籠子靠近寢宮。他經常帶著愉快的心情，把罪犯丟進去引起巨熊狂怒的咆哮，看著野獸撕開血淋淋的肢體吞吃下去。羅馬皇帝會小心檢查它們的飲食和訓練狀況。「純純」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效勞後，獲得退役的榮譽，這只忠誠的野獸在原來的森林裡恢復了自由。


 六、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寬容政策的頒行(364—375 A.D.)

羅馬帝國如果表現出平靜的徵候，那一定是瓦倫斯的內心沒有感受到恐懼的威脅，或者是瓦倫提尼安已經壓制住狂暴的脾氣的時候。暴君只要恢復正常的情緒，至少在作為上像是國家君父。西部皇帝運用大公無私的決斷，能夠清楚地考量到自己和公眾的利益，然後鍥而不捨地全力以赴；至於東部皇帝完全拿他兄長當榜樣，亦步亦趨跟著倣傚，有時明智而仁慈的薩路斯特統領會給予指導。兩位君主在位期間都能保持節約和簡樸的習性，宮廷的生活享受並未使人民感到羞慚或歎息。他們逐漸改革君士坦丁時代許多腐敗和放縱的行為，合理地採用並改進尤里安和繼承人的構想，展示出守法的風格和精神，使後代子孫對他們的為政之道有更高的評價。

我們期望君王關心臣民的福利，看起來這種方式不像身為「純純」的主人應有的作風，瓦倫提尼安怎麼會責備遺棄新生嬰兒的不法行為，同時在羅馬的14個區設置14個技術高明的醫生，供應薪水和特定的權利呢？這名大字不識的士兵基於良知設立用途廣泛的機關，用來教育青年和支持已衰微的科學。他的目標是在每一個行省的都會區，都要教授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修辭學和文法課程。學校的規模和地位要與城市的重要性相稱，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學院更要卓越和突出。瓦倫提尼安的詔書文辭優美，從留下的殘本看來，君士坦丁堡的學院還不夠完美，後來設置規章逐漸改進。不同的學習科目一共有31位教授，其中有1位哲學家、2位律師、5位詭辯家、10位希臘語法教授、3位演說家以及10位拉丁語法教授。此外還有7位抄寫員，通常稱之為古文家，用筆墨辛勤地工作，製成古典作家的各種正確抄本，供應公立圖書館的需要。設定的管理學生的各項規則都很嚴格，這為現代的大學提供了最早的綱要和教育方式，入校要有原籍地方官員所頒發的證書，在公家登記的資料上註明姓名、職業和出生地點。用功的青年嚴格禁止在飲宴和劇院浪費時間，受教育者的年齡限制在20歲以內，為了責罰怠惰和不聽管教的學生，授權城市的郡守可以鞭打或開除他們。郡守也要直接對御前大臣提出年度報告，評鑒學者的能力，並推薦給國家，為國家服務。

瓦倫提尼安所設定的制度，對國家的和平與社會的富裕有很大的貢獻。那就是創立辯護士來維護城市的權益，辯護士經過自由的選舉產生，功能等於人民的護民官和律師，在民事官員的法庭面前保障人民的權利和陳述冤屈，甚至可以上訴到皇帝的御座。兩位君主對財務的管理非常盡心，長久以來不積私產，而且極為儉省，但是在收取和支用國家歲入方面，只有內行人才能看出東部和西部的政府稍有不同。瓦倫斯聽從大臣的建言，只有受到公眾的壓力，皇家才可以不惜經費地大量供應所需。同時他不會好大喜功，以確保國家萬年之基，只有發生了實際的災難才盡力而為。因此他不需要增加稅額，要知道在過去40年，稅收已經逐漸比最初調高兩倍之多，就在他登基的第一年，他將東部的貢金減低四分之一。
[231]

 瓦倫提尼安對於減輕人民的負擔，倒是不太注意，也不甚操心。他改進政府會計和財政的浮濫現象，但是毫無顧忌地徵收私人財產的大部分收益，認為財富與其拿來讓個人過奢侈的生活，不如用來使國家得到防衛和進步更為有利。東部的臣民享受到當前的福利，讚頌君王賜給他們恩惠；瓦倫提尼安讓後世的子孫感受到實質的勳績，從外表看來倒不會目眩神迷。
[232]



瓦倫提尼安性格中最令人稱道的一面，是在宗教競爭的時代始終保持堅定而有節制的公正無私。他在經過研究以後產生很強烈的理念，因為對神學的無知再加上心靈並未腐化，所以拒絕就微妙的問題進行神學的爭論，只是表現出尊敬的態度置身事外。統治塵世使他提高警惕也能滿足自己的野心，他記得自己是教會的信徒，但是更不會忘記自己是教士的君主。當背教者(尤里安)在位時，瓦倫提尼安就表露出熱心敬仰基督教的態度，因之他允許臣民擁有與他一樣的權利。對於一位君王所同意的普遍寬容原則，大家都非常感激地接受並且深具信心，每個人都能滿足於宗教的熱情，無須恐懼和掩飾。所有的異教徒、猶太人和承認基督神性的教派，都可以獲得法律的保護，免於專制的壓迫或公眾的侮辱。瓦倫提尼安並不禁止任何形式的崇拜，除了那些秘密和有罪的行徑，假借宗教之名在暗中進行邪惡和脫序的勾當，在這種理念下，他非常嚴厲地取締魔法，施以殘酷的懲罰。但是皇帝通過鑒別以保護古老的占卜術，只要是經過元老院的核准，由托斯卡納的腸卜官來施展的占卜都得到允許。他指責在夜晚進行縱情聲色的獻祭行為，連有理性的異教徒也都深表贊同。但是他立即批准普雷提克塔圖斯的請願，這位亞該亞的總督特別提出說明，要是剝奪希臘人在埃琉西斯秘密儀式裡受到他們珍視的祝辭，他們會畏懼災禍從天而降，使塵世的生活受到影響。人類的內心潛伏著宗教狂熱的致命原則，只有哲學誇口(也不過是哲學的吹噓而已)可以用溫和的手段加以根除。這次維持了12年的休戰，是在瓦倫提尼安政府的強迫之下不得不為之。這種明智而果斷的做法，使得宗教的派系暫時中止相互傷害的爭執，減輕雙方的偏見和敵對的行為。


 七、瓦倫斯偏袒阿里烏斯派的宗教迫害(367—378 A.D.)

寬容的瓦倫提尼安很不幸離發生激烈爭論的地點實在太遠。西部的基督徒很快能從裡米尼信條的羅網中脫身，滿心歡愉回復到正統信仰的安寧狀態，還有少數的阿里烏斯派信徒留存在西米烏姆和米蘭，被認為只是輕視的對象而非洩憤目標；但在東部各行省，從黑海之濱直到蒂巴伊斯沙漠，敵對教派之間的實力和人數幾乎達成平衡，因勢均力敵之故，反而無法和平協商，只能永無休止地籠罩在宗教戰爭的恐怖中。教士和主教用惡毒的咒罵進行爭辯，有時會大打出手。阿塔納修斯仍統治亞歷山大裡亞，君士坦丁堡和安條克的寶座落在阿里烏斯派高級教士手裡，每次主教出缺都會引起群眾暴亂。本體同一論的聲勢大增，因有59位馬其頓派主教的認同以示修好。這些人也稱為半阿里烏斯派，但他們在私下對聖靈神格抱著勉強認同的態度，使得正統教會凱旋的風光大為失色。瓦倫斯在登基的頭一年，公開宣佈要倣傚皇兄不偏不倚的行事作風，這對阿里烏斯派信徒而言是很重要的勝利。這兩兄弟在私人生活裡還保持新加入者的身份，但瓦倫斯的虔誠信仰促使他請求施洗。就在他出發親身涉險從事哥特人戰爭前，自然將這件事交給皇都的主教優多克蘇斯來辦理。
[233]



要是一位無知的君王，被本堂神父灌輸異端邪說的神學教義，那麼他的過失和罪行是錯誤抉擇不可避免的結果。不論皇帝基於何種原因做出這項決定，都會觸犯基督徒臣民中人數最多的教派。就像本體同一論和阿里烏斯派這兩邊領袖人物的看法，要是他們不能征服對方統一教會，就等於遭到最殘酷的傷害和壓迫。瓦倫斯做出決定之前，最感為難之處在於如何保持公正無私的德行和名聲。他不像君士坦丁那樣喜歡虛名，對深奧的神學也沒興趣。但他的思想單純並且尊敬優多克蘇斯傳授的教義，於是放棄自己原有的觀點，聽從教會的指導。在受到權威人士的影響以後，促使他將阿塔納修斯視為異端派系，重新導正回歸純正信仰的主流。

瓦倫斯在開始時可憐他們的盲目無知，慢慢為他們的冥頑固執所激怒，逐漸憎惡這些教徒，因為他們把他當成痛恨的對象。
[234]

 瓦倫斯怯懦的心靈一直搖擺不定，那些跟他熟悉的人會在談話中左右他的行為。專制的宮廷，經常把放逐和監禁平民當成施惠籠絡有勢力教派的手段，因而這種懲處落在本體同一論教派的領袖人物頭上，加上君士坦丁堡的災難事件，有80位神職人員遭遇意外被燒死在船上，歸罪於皇帝和手下阿里烏斯派大臣的殘酷和預謀。在每一次的衝突中，天主教徒(要是我們可以預先使用這個稱呼的話)都要為自己的過失和對手的計謀，付出鋃鐺入獄的代價。在每一次的選舉中，阿里烏斯派的候選人總能佔上風。要是他們受到大多數人民的反對，通常會得到地方官員憑著職權所給予的支持，甚至動用軍方勢力來威脅恫嚇。

阿塔納修斯的仇敵趁他衰老施加打擊和騷擾，於是他暫時退隱到父親的墓園，這被人當成是對他的第五次放逐而大肆慶祝。但一大群民眾被激起宗教的狂熱，急忙拿起武器威脅統領。總主教的統治長達47年，心滿意足地在和平與榮耀中結束他的一生(公元373年5月2日)。阿塔納修斯的逝世等於在埃及發出宗教迫害的信號。瓦倫斯的異教徒大臣費盡力氣，將一無是處的盧西烏斯推上總主教寶座，用基督教教友的生命和苦難，換取優勢教派的支持。對異教徒和猶太人的寬容精神讓正統派教徒悲歎不已，這等於加重了他們的災難，也加重了東部邪惡暴君的罪行。
[235]



正統教派的最後勝利使瓦倫斯背上宗教迫害的污名，這位君王到底是為善為惡，還是弄不清楚，因他不懂教義且個性軟弱，沒人願意花工夫為他寫《護教申辯書》。但倒是發現有些疑點，瓦倫斯負責教會事務的大臣，在很多地方獨斷專行，讓主子背黑鍋，由於對立的教派基於義憤且不瞭解狀況，而把事情真相誇大或誤傳。
[236]



其一，瓦倫提尼安保持沉默可從中聯想到一種可能的論點，即瓦倫斯在所屬行省實施的偏袒行為，相對於已建立的宗教寬容政策而言，只是一時偏離正軌，根本微不足道。明智的歷史學家讚譽兄長沒有發脾氣，不認為需把東部的殘酷迫害，拿來與西部的寧靜無事進行對比。
[237]



其二，不論對含糊而隱約的報告有多少信任，瓦倫斯的品格或行為在個人記錄中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其中提到的資料與善於雄辯的巴西爾有關，這位愷撒裡亞的總主教接替阿塔納修斯，是支持三位一體論的主要負責人。
[238]

 巴西爾的朋友或仰慕者對此有詳盡的敘述，我們要是剝去修辭和奇跡的厚重外衣，就會為這個阿里烏斯派的暴君竟會有寬大的胸懷而感到極為驚訝。瓦倫斯欽佩巴西爾的堅定，同時擔心若運用武力鎮壓，會在卡帕多細亞行省引起全面叛亂。總主教用他那絕不屈服的高傲態度、真實不虛的意見以及身份的尊嚴，斷言自己絕不會屈服於皇帝的意志和權力。瓦倫斯很虔誠地為主教座堂服務，他並沒有發佈放逐的判決，相反捐出一大片值錢的土地來蓋醫院，巴西爾後來將醫院設置在愷撒裡亞地區。
[239]



其三，我沒有發現瓦倫斯發佈任何法條來對付阿塔納修斯派信徒(就像狄奧多西後來制定法律對付阿里烏斯派一樣)，就是因他的詔書而激起非常強烈的囂鬧，也不應受到如此嚴苛的指責。皇帝提到有些臣民以宗教作借口掩飾怠惰習性，要加入埃及僧侶的行列。他命令東方伯爵將他們從隔絕之地抓回去，強制這些遁世者接受公平的選擇，要不就宣佈放棄世俗的所有權，再不然就要克盡男子和市民的公眾責任。
[240]

 瓦倫斯的大臣要將這種精神用刑事法規確定下來，主張有權徵召年輕強健的僧侶到皇家軍隊服役。一支騎兵和步兵分遣隊包含3000人馬，從亞歷山大裡亞出發進入鄰近的尼特裡亞沙漠，那裡居住著5000名僧侶。因而傳出士兵接受阿里烏斯派教士的指使，很多傳教士不服從君王的命令慘遭屠殺。
[241]




 八、政教合一制度及對教會的嚴格要求(366—384 A.D.)

現代的立法者運用智慧制定嚴格的規定，限制教士斂財和貪婪的行為，主要是淵源於瓦倫提尼安的先例(370 A.D.)。他頒給羅馬主教達馬蘇斯的詔書
[242]

 在城市的教堂公開宣讀，警戒傳教士和僧侶不得前往寡婦和處女的家屋，並提出警告，要是違犯就送交民庭法官給予譴責。神職人員不得從慷慨的「屬靈女兒」的手裡接受任何禮物、遺物和繼承產業，凡是遺囑違背詔書，一律不具有法定效力，非法的贈予會被沒收送繳國庫。後續的規定有類似的條款，將修女和主教包括在內，所有教會階層的人員均不得收受任何遺贈物品，嚴格限定自然與合法的繼承權利。瓦倫提尼安像監護人一樣掌管家庭的幸福和慈愛，用嚴厲的方法來遏阻正在成長的惡行。在帝國的首都，貴族和富豪人家的婦女分到極為豐盛的自主家財，其中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教義。她們對教義不僅保持冷靜的心靈，而且懷抱著極為熱切之情，對基督教教義的信奉甚至一度成為流行的風尚。她們捨棄服飾和奢華所帶來的愉悅，為了讚譽貞節犧牲婚姻生活的閨房之樂。有些傳教士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打著主意去指導她們羞怯的天性，使空虛的芳心有所寄托。於是她們很快給予他們無限的信任，這種信任通常會為騙子和神棍所趁機濫用。這些人來自東部的邊陲之地，在華麗的劇院享受僧侶生涯才能得到的特權。他們無視世俗禮法，逐漸習得吸引異性的長處，就有年輕美貌的婦女投懷送抱，並享受著富埒王侯的生活，像元老家庭那樣受到奴隸、自由奴和部從的服侍。

羅馬貴婦萬貫家財因任意的施捨和昂貴的朝聖耗用殆盡，手腕高明的僧侶在「屬靈女兒」的遺囑上名列首位，或者成為唯一的「受益人」。他們打著偽善的面孔，恬不知恥地宣稱，自己是慈善事業的工具，也是救濟貧民的大管事。這是有利可圖而又極不光彩的行當，
[243]

 有些教士甚至使用手法欺騙合法的繼承人，那些手段就是在迷信流行的時代也會激起人們的氣憤。兩位最有名望的拉丁神父誠摯地承認，瓦倫提尼安的詔書雖令人感到羞辱但確有必要。基督教教士應失去這種特權所帶來的好處，讓演員、賽車手和崇拜偶像的神棍仍舊享用。但立法者的智慧和權勢，對付既得利益者無所不用其極的伎倆，倒是很少能佔到上風。傑羅姆和安布羅斯對無效而有益的法律，很有耐心抱著默許的態度。要是神職人員受到制止不能追求個人的報酬，就會盡心盡力增加教會的財富，獲得更大的聲譽。他們存在於內心的貪念會因目標的改變而受到尊重，昇華成為虔誠的行為或愛國的舉動。

瓦倫提尼安公佈法律規定，迫得羅馬主教達馬蘇斯指責教士的貪婪。達馬蘇斯為人善良，善於把握時機，曾網羅博學多才的傑羅姆為他服務，傑羅姆不僅熱心而且功績卓著。心存感激的聖徒對於這位很難界定的人物，
[244]

 稱讚他的功績和純潔。但是羅馬教會在瓦倫提尼安和達馬蘇斯的統治之下，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卻很奇怪地提到了當時教士所犯下的前所未有天理不容的惡行。他用公正的態度寫下下述文字：

行政長官尤維提烏斯帶來和平與富裕，但是發狂的人民引起血腥的暴動，立刻擾亂了安寧的統治。熱衷權勢的達馬蘇斯和烏爾西努斯為了爭奪主教的職位，已經超越人類野心的正常尺度。他們挑起了狂怒黨派的鬥爭，追隨雙方的信徒爆發了激烈口角並發生重大的傷亡。統領沒有能力阻止或安撫騷動，受到強大暴力的逼迫只有退到郊區。達馬蘇斯佔上風，他的黨派最後獲得勝利，在基督徒用來宗教集會的西西尼努斯主座教堂
[245]

 ，裡面發現了137具屍體。
[246]

 在恢復慣有的平靜以前，民眾的內心還是憤怒不已。我只要想到首都是如此繁華富饒，目前的狀況就一點都不會令我感到奇怪，豐盛的戰利品一定會燃起野心分子的慾念，產生凶狠而頑強的鬥爭。獲勝的候選人在貴婦人的奉獻之下，可以大發利市。
[247]

 他的衣著立刻有專人照料並且極為高雅，他坐在自己的馬車上通過羅馬的街道。
[248]

 就是奢侈浪費的皇家餐桌，無論是菜餚的精美、品項的豐富，還是花費的浩大，都無法與羅馬教皇的享受相比。

這位誠實的異教徒繼續說道：

這些教皇如果要追尋真正的幸福，那就不要拿偉大的城市所具有的奢華作為自己享受的借口。他們應傚法有些行省的主教那些可以當作楷模的生活，飲食節制而清淡，衣著簡單樸實，很謙卑地低垂著雙眼，把純潔溫馴的德行奉獻給神，以及真正崇敬他們的人。

達馬蘇斯和烏爾西努斯的分裂活動因後者被放逐而平息。統領普雷塔克塔圖斯
[249]

 智慧過人，終於恢復城市的寧靜。他是富於哲學理念的異教徒，為人博學多才、器識高邁而且風度翩翩，用嘲笑的方式來掩飾譴責的行為。他告訴達馬蘇斯，如果自己能獲得羅馬主教的職位，就立即改信基督教。公元4世紀教皇的形象非常鮮明，表現出集財富和奢華於一身的樣子，顯得更為奇特，他代表著中間階層，位於貧賤漁夫出身的使徒和皇室地位的塵世君王之間，他的領地從那不勒斯的邊界到波河的河岸。


 九、蠻族的入侵和帝國對外的征戰(364—375 A.D.)

將領和軍隊做出明智的選擇，把羅馬帝國的權杖交到瓦倫提尼安的手裡，主要是基於他在軍中的聲望。他擁有卓越的指揮才能和豐富的作戰經驗，堅持古代的嚴格紀律和訓練要求。部隊之所以熱切期盼他提出副手人選，是有鑒於國家的局勢已處於危險的狀況，要有能幹的將領才能替他分憂分勞。瓦倫提尼安自己也知道，就是能力最強的人，在遙遠的邊疆地區，面對入侵的敵國君王，同樣無法勝任防衛的工作。自從尤里安逝世以後，過去曾畏懼他的威名的蠻族，現在終於無所忌憚了。位於帝國東部、南部和北部的部落，產生出掠奪和進犯的樂觀心理，燃起漫天的戰火。蠻族的入侵通常雜亂無章，有時根本無法抵擋，但是在瓦倫提尼安12年的統治期間，他秉持堅毅的心志和高度的警覺，能夠保衛帝國的疆域，同時運用強勢作為，指導個性柔弱的兄弟，激起他奮發圖強的進取心。或許用編年史的記事方式，更能表達出兩位皇帝雖關心的對象不同卻同樣急迫的心情。不過這樣一來，讀者會因冗長而不連貫的敘述，而分心不能抓住重點，因而我將之分為五個主要的戰場來加以評論：一、日耳曼；二、不列顛；三、阿非利加；四、東部地區；五、多瑙河地區。使得在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統治下的帝國，可以呈現出以軍事為主所具有的特色。


 十、日耳曼地區的陸上和海岸的蠻族入寇(365—371 A.D.)

新任皇帝登基時，按照慣例和條約規定應該賜給蠻族大批禮物。烏爾薩西烏斯是瓦倫斯的御前大臣，為人吝嗇又態度傲慢，送給蠻族的東西不僅數量減少，而且質量很差，使得阿勒曼尼人的使臣大為不滿。他們在強烈地抗議後，表示要把受冒犯的狀況告訴族人。阿勒曼尼人的酋長覺得自己受到了藐視，激起他滿腔的怒火，黷武好戰的青年蜂擁至作戰的旗幟下。在瓦倫提尼安越過阿爾卑斯山前，高盧人的村莊已受到戰火的蹂躪。等到他的部將達迦萊法斯領兵前去迎戰，阿勒曼尼人已經帶著俘虜和戰利品安全退回日耳曼人的森林。次年初(公元366年1月)，阿勒曼尼人將整個民族的武裝力量，編成幾個實力堅強而且人數眾多的縱隊，趁著北國酷寒的冬天河流凍結，渡過萊茵河所形成的天塹。兩位伯爵率領的羅馬軍隊被擊敗，伯爵們自己也受重傷而死，赫魯利人和巴塔維亞人的鷹幟落入獲得勝利的敵人的手裡。他們用侮辱的叫聲和威脅的姿態，展示自己所獲得的戰利品。鷹幟後來又被奪回來，但是巴塔維亞人玷污聲譽逃走的醜態，被要求嚴厲的領導者看在眼裡，真是無法挽救的奇恥大辱。

瓦倫提尼安的治軍觀點，是士兵畏懼自己的長官更甚於畏懼敵人。部隊在氣氛很嚴肅的狀況下集結，面無人色的巴塔維亞人被皇家的軍隊包圍在中間。瓦倫提尼安步上將壇，他說要是判處這些膽小鬼死刑等於玷污他的手。但他無法忍受那些身為軍官的人給他帶來的難以洗刷的恥辱，他認為他們的無能和怯懦，才是被敵人打敗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把擔任軍官的巴塔維亞人從軍階上除名，剝奪他們的武裝，然後當眾指責，賣給出價最高的人為奴隸。在令人膽戰心驚的宣判中，犯罪的部隊全部匍匐在地上，祈求君主的寬恕同時提出保證，只要再給他們一次機會，他們一定會證明自己不會侮辱羅馬的名聲和身為軍人的責任。瓦倫提尼安裝出勉為其難的樣子，為他們的乞求所感動，就把武器發還，同時赦免他們的罪行。巴塔維亞人舉著武器發誓，要用阿勒曼尼人的血來洗刷他們的恥辱。

達迦萊法斯婉拒了主將的職責，很謹慎地表示工作對於他而言太過艱巨，之前要不是因為跟他競相殺敵的同僚約維努斯在戰役快要結束時處置得宜，趁著蠻族的兵力分散，把當前的困境轉變成有利的態勢，這位經驗豐富的將領難免要吃敗仗。於是瓦倫提尼安命令約維努斯率領紀律嚴明的大軍，包括騎兵、步兵和輕裝部隊，展開嚴密的搜索，迅速向著梅斯地區的斯卡波那前進，在阿勒曼尼人來得及抵抗之前，對一大群敵人發動奇襲。部隊毫無傷亡，輕易贏得勝利，使士兵感到極為興奮。敵人另有一批人馬也可以說是他們的主力，在鄰近地區燒殺擄掠，無所不為，直到人畜為之一空，正在莫瑟爾河陰涼的岸邊休息。約維努斯是對地形有獨到眼光的將領，帶領部隊銜枚疾走，穿過一條深幽而林木叢生的溪谷，直到發現怠惰的日耳曼人並沒有派出警戒，忽視休息時的安全。他們有些人在河裡洗濯健壯的軀體，梳理淡黃色的長髮，還有很多人肆意地大口痛飲美酒，突然聽到羅馬人的號角聲音，發現敵人已經進入營地，他們在驚懼之中亂成一團，喪失秩序，繼而慌張地逃命。就是最勇敢的武士在混亂的群眾當中，都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被羅馬軍團和協防軍的士兵，用刀劍和標槍如砍瓜切菜一樣當場殺死。

倖存的人員逃避到最大的第三座營地，位於卡塔勞尼亞平原，靠近香檳省的沙隆，星散開來的分遣部隊都被召回到主將的旗幟下。蠻族的酋長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到這種下場，全部都提高警覺，準備迎擊瓦倫提尼安的部將，要與得勝的敵軍進行決一生死的會戰。相持不下的戰鬥使雙方血流成河，不僅勢均力敵而且互有勝負，整整廝殺了一個長長的夏日，羅馬人終於取得優勢，損失1200人，阿勒曼尼人有6000人被殺，4000人受傷。英勇的約維努斯追殺逃走的敵軍殘部，一直趕到萊茵河的岸邊，然後班師回到巴黎(公元366年7月)，接受君王隆重的歡迎，在次年擢升到執政官的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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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的羅馬人因為對待被俘國王的做法，使得英名受到玷污，在氣憤的羅馬將領不知情的狀況下，部隊把國王吊死在絞架上。之所以發生這種不榮譽的殘酷行為，是因為瓦多邁爾的兒子威西卡布在精心策劃之下被謀殺。這位日耳曼人的王子身體雖然衰弱多病，但具有勇敢和無畏的精神，這件事激起部隊的憤怒。在羅馬人的唆使和包容之下，發生多起國內暗殺事件，這種行為違反了法律的仁慈和公正，也暴露出一個懦弱而衰亡的帝國，深藏在內心的憂慮和恐懼。若能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維持信心，在大庭廣眾下就不必用短劍來解決問題。

就在阿勒曼尼人新近遭到變故顯得卑躬屈節時，上日耳曼地區的主要城市莫甘提阿庫姆，也可稱為門茲，遭到奇襲，使高傲的瓦倫提尼安大失顏面。倫多是位勇敢而有心機的酋長，經過長時間的規劃，在最不會讓人起疑的基督教節慶，突然渡過萊茵河，闖進沒有防備的城市，擄走一大群俘虜。瓦倫提尼安決心要對整個部族實施嚴厲的報復，命令塞巴斯蒂安伯爵率領意大利和伊利裡亞的部隊，從雷提亞方面入侵蠻族國度。皇帝自己在其子格拉提安的陪伴下，率領無敵大軍渡過萊茵河(368 A.D.)，兩翼由約維努斯和塞維魯負責掩護，這兩位是西方的騎兵和步兵主將。阿勒曼尼人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村莊不遭蹂躪，就把營地安置在高峻而難以進入的山區，就是現代威爾登堡大公國的位置，很勇敢地期望羅馬人向此地進軍。

瓦倫提尼安有強烈的好奇心，堅持要偵察隱秘而且沒有敵軍戒備的小徑，結果差點喪失生命。有一隊蠻族突然從埋伏的地點衝出來，皇帝非常機智地操縱坐騎從險峻的斜坡上滑下來，持甲者被拋棄在後面，頭盔上鑲嵌著的光彩耀目的名貴寶石也遺失了。羅馬軍隊在一聲號令之下，從三方面對包圍的索利西尼烏姆山發起攻擊，每向前攀登一步就能增加成功的激情，減低敵人的抵抗。等到同心協力的軍隊佔領山頂，毫不留情將敵軍趕下北面的斜坡，塞巴斯蒂安伯爵的部隊部署在那裡，正好攔截蠻族的退路。瓦倫提尼安獲大捷後，返回特裡夫進入冬營，展開排場華麗的凱旋盛會，與民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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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明智的君王並沒有因為征服日耳曼人而得意忘形，他把注意力放在高盧邊境的防禦上，要專注於這邊的工作來對付敵人。因北方的部族帶來源源不絕的志願軍，這些勇敢的人員可補充對方的實力。在萊茵河的河岸上，從萊茵河的源頭一直到大海，一路緊密構建了許多堅固的堡壘和適用的木塔。由於一位聰明的皇子精通各種機具，特別引進最新的工程和武器，徵召無數羅馬和蠻族青年，加以嚴格的訓練，以熟悉各種作戰的要求和技巧。工程施工時，有時受到議會代表的反對和引起蠻族的襲擊，但瓦倫提尼安在而後當政的九年中，確保了高盧的安寧和平靜。

行事審慎的皇帝非常勤奮地實踐了戴克裡先明智的規範，處心積慮要在日耳曼各部族之間煽動不和，造成離心離德和相互殘殺的局面。大約在公元4世紀中葉時，在易北河兩岸地區，還要算上盧薩斯和圖林吉亞，這一大片所屬不明的國度全被勃艮第人據有。這個黷武好戰而且人多勢眾的民族是汪達爾人的一支，名不見經傳，卻逐漸茁長壯大成為強勢的王國，最後安定下來成為繁榮富裕的行省。勃艮第人古老風俗習慣中最獨特的地方，是民事和教會的制度迥然相異。亨德諾斯被用來稱呼國王和將領，西尼斯圖斯的頭銜則被授予高級教士。教士的身份很神聖，地位可以永遠保持。但是世俗統治的任期非常不穩定，要是一場戰爭中，國王的勇氣和指揮受到控訴，很快就會被趕下台來。臣民要是具有私心，有時連因土地的不夠肥沃和天時的不正而歉收，都要由他負責，其實照說這些應該歸於宗教的部門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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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鹽礦的主權歸屬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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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之間引起不斷的爭議。後者在秘密的唆使和慷慨的收買之下，很容易受到皇帝的勾引，同時他們的血統帶有傳說的性質，說是淵源於羅馬的士兵，就是很早以前德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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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碉堡的防守部隊，使得相互之間產生信任的關係，更能促進彼此的利益。

勃艮第人有支8萬人的大軍很快出現在萊茵河岸(371 A.D.)，迫切要求瓦倫提尼安提供先前答應的供應和賞金，倒是對於羅馬人的借口和推托沒有產生怨恨之心，終於在達不成期望的結果後，被迫撤離。高盧邊境的武備和工事，在蠻族衝動時可以產生阻止作用。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相互屠殺俘虜，所產生的世代深仇使雙方都吃盡苦頭。一位賢明的君主之所以多心善變，可解釋為受到環境的影響，在瓦倫提尼安的最初的規劃中，或許只是要對蠻族施加威脅而不是絕滅。由於日耳曼民族之間都想將對方斬草除根，保持實力的平衡有利於相互殘殺。馬克裡阿努斯是個有羅馬名字的阿勒曼尼君王，能運用士兵和政客的技巧，引起羅馬人的仇視和尊敬。皇帝親自率領一支應變靈活的輕裝部隊渡過萊茵河，行軍50英里深入敵境。部隊缺乏耐心以致功敗垂成，否則必然可捉住要追捕的目標。後來馬克裡阿努斯與皇帝協商，獲得羅馬人給予的殊榮，所接受的恩惠使他到死都與帝國保持良好的友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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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倫提尼安的碉堡工事保護陸地安全，但高盧和不列顛的海岸卻完全暴露在撒克遜人的蹂躪之下。像這樣一個聲威顯赫的名字，使我們感到非常親切，卻沒有引起塔西佗的注意。在托勒密的地圖上，也不過隱約提到辛布裡克半島窄隘的頸部，以及易北河口三個很小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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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一個狹小的區域，現在是石勒蘇益格大公國或荷爾斯泰因大公國的領地，不可能容納撒克遜人永不衰竭的狂潮。他們統治著整個海洋，使不列顛島國滿佈他們的語言、法律和殖民地，能夠長時間捍衛歐洲北部的自由權利，對抗查理曼大帝的武力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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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日耳曼的部落有相同的風俗習慣和鬆散的規章制度，使得這個問題很容易找到答案，而且這些部落基於戰爭和友情的偶發因素，無論是多麼微不足道的理由，都會使他們混合在一起。

土生土長的撒克遜人所處的地理位置，使他們喜愛漁人和海盜這兩種極為危險的職業，等到首度的冒險活動獲得成就，那些天性英勇的同胞自然就會起而傚法。他們的故鄉全是森林和山地，陰暗和孤寂的環境使人無法忍受長久停留，獨木舟的船隊像潮水一樣順著易北河漂流而下，裡面擁擠著強壯而無畏的夥伴，渴望去觀看海洋彼岸充滿希望的遠景，嘗試未知世界的財富和奢華。不過，很可能是居住在波羅的海四周的民族，提供給撒克遜人數量龐大的生力軍。他們擁有武器、船隻、航海的技術和海戰的習性，但是困難在於出發以後要通過北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由於一年中間有幾個月被冰塊所堵塞)，這使得他們的技巧和勇氣只能被限制在寬闊內海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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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一支船隊從易北河口出發並獲得成功的消息傳播開來，立刻刺激他們越過石勒蘇益格狹窄的地峽，船隻很容易航向大海。這些海盜和冒險家有很多不同的隊伍，作戰的目標都打著同一旗號，在不知不覺中聯合成為長期的利益組織。開始是為了掠奪，後來則形成了統治，一個軍事聯盟由於通婚和血緣產生的作用，逐漸塑造成一個國家團體，鄰近的部落如果要求加入聯盟，就得接受撒克遜人的名號和法律。

要是這些無可置疑的證據還不足以說明事實，那只有詳細描述當時使用的船隻來取信於讀者，撒克遜海盜就是靠著它在日耳曼海、英吉利海峽和比斯開灣的波濤中耀武揚威。這種大型平底船的龍骨用輕質的木材來構造，但是船舷和甲板的上部結構是用柳條編成，再蒙上堅固的皮革。在海上緩慢而長距離的航行中，這些船隻經常暴露在船難的危險之中，事實上這種不幸事件屢見不鮮。撒克遜人的海上編年史中，毫無疑問，類似的事件屢見不鮮，大都發生在高盧和不列顛的海岸。但是海盜無畏的精神讓他們敢於在大洋和海岸冒險犯難，他們的航海技術也因進取的作風而受到肯定。出身卑微的水手熟悉划槳用櫓、升降船帆和操控船隻，而且撒克遜人喜愛有暴風雨的天氣，可以用來隱匿行動和企圖，吹散敵軍的艦隊。等到他們把西部濱海行省的底細弄清楚以後，就擴大可以燒殺擄掠的範圍，使最偏僻的地點也無法保證自身的安全。撒克遜人的船隻吃水很淺，在較大的河川很容易溯航深入80英里甚至100英里。船隻的重量很輕，可以放在大車上從一條河運往另一條河。海盜從塞恩河口或萊茵河口進入，再順著羅訥河的急流進入地中海。

瓦倫提尼安在位期間，高盧的濱海行省受撒克遜人的肆虐極其嚴重，特別設置一員位階為伯爵的軍官，負責海岸的防衛，他的責任地區包括阿摩裡卡在內。這位官員發現不管是自己的能力或手上的實力，都無法勝任這項艱巨的使命，就懇求步兵主將塞維魯給予協助。有一次撒克遜人被圍而且兵力居於劣勢，被迫歸還所擄獲的戰利品，答應選出一隊高大而強壯的青年，送到皇家的軍隊服役，然後照協議的規定，同意他們安全撤回自己的國家。所有的條件都經過了羅馬將領的批准，但是他經過再三的考量，最後非常草率地實施了一次背信的殺俘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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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行為可以說是極為殘忍無情。這時還有一名撒克遜人活著，發誓要為死去的同胞報仇。蠻族把步兵秘密部署在深谷裡，因為急於復仇反而暴露了埋伏的位置，羅馬人自己背棄條約，反而差一點成為受害者。要不是一大隊鐵甲騎兵在後跟進，作戰的聲音使他們提高警覺，急著趕上前去解救袍澤，否則就無法制服不懼死亡的撒克遜人。最後留下一些俘虜的性命，要讓他們的血流在競技場中。演說家西曼庫斯用抱怨的口氣提到，29名絕望的野蠻人用手勒死自己，使想看好戲的觀眾感到失望。然而文雅而明理的羅馬市民，聽到消息說撒克遜人把擄到的作為戰利品的活人，拿其中十分之一的人來祭神，用抽籤的方式選擇作為蠻族的祭品，對此無不感到大驚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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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在不列顛對蘇格蘭人的綏靖行動(343—370 A.D.)

我們那些未開化的祖先，以為在傳說中，埃及人、特洛伊人、斯堪的納維亞人或西班牙人，都曾在不列顛建立殖民地，因而感到驕傲並深信無疑。之後隨著科學和哲學的發展，這種說法慢慢在無形中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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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這個時代只能接受簡單而合理的見解，也就是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群島的居民，最早是來自鄰近大陸的高盧。從肯特的海岸直到極北的凱斯內斯和阿爾斯特，凱爾特人的起源還是歷歷可見，非常明顯地保存在類似的語言、宗教和生活習慣中。不列顛部族的特性可以歸於偶發狀況和地區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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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的行省雖然能夠享有文明與和平，但是羅馬人已經被奴化了，身為野蠻人能享有的自由權利，只限於喀裡多尼亞很狹小的地區。

北部的居民早在君士坦丁統治時代，就已分為兩個主要的部族，就是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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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都經歷過相似的命運。皮克特人不管是權力還是留存的事跡，比起成功的對手真是相形見絀；蘇格蘭人在很長時間裡都能保持獨立王國的地位，經由平等而自願組成的聯合國協，更能倍增英國的榮耀。自然界的力量自古以來將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區分得非常清楚，前者是山地人，而後者居住在平原。喀裡多尼亞的東海岸可以看成平坦肥沃的國度，甚至在粗作農耕時，就能夠生產相當數量的穀物。肉食的高地人用輕視或羨慕的口吻，稱呼皮克特人為「克魯尼克」或「食麥者」。土地的耕種能夠很精確區分所有權，以及建立定居生活的習慣，但是皮克特人喜愛的武力和搶劫，仍舊支配著他們生命的激情。他們的戰士在作戰的日子裡把衣服全脫光，在裸露的身體上，用鮮艷的顏色和怪異的圖案，畫出非常奇特的模樣，在羅馬人的眼裡看來真是不可思議。
[264]



喀裡多尼亞西部遍佈著不規則突起的荒涼而又貧瘠的山地，農夫終日勞苦，很難謀得溫飽，倒是更適合放牧牛羊。高地人的職業都是牧羊人和獵人，很少長久停留在固定住所，因而獲得蘇格蘭人的稱呼，在凱爾特人的語言中是「漂泊者」或「流浪漢」之意。不毛之地的居民被逼得向大海去尋找新鮮食物，深邃的大湖和海灣貫穿整個國土，魚產量非常豐富，他們逐漸也敢於到大海的浪濤中撒網打魚。赫布裡底群島沿著蘇格蘭的西海岸散佈開來，這個附近的區域吸引著他們的注意，也是他們改進所需技巧的場所，在暴風吹襲的海洋慢慢掌握控制船隻的技術，在夜晚可依據熟悉的星星引導海上的航路，漸漸地，他們習慣了這種危險的生活。

喀裡多尼亞有兩座陡峭的海岬，幾乎要接觸到另一個大島的海岸，因為生長著繁茂的植物，所以獲得「綠地」的稱呼，也保存著埃林、伊爾尼或是愛爾蘭的名字，聽起來與現今沒有多大的變化。可能在遙遠的古代，阿爾斯特肥沃的平原就已經成為了蘇格蘭人荒年時的殖民地。北地的異鄉客竟敢迎戰軍團的武力，就在孤懸海外的島嶼上，羅馬人對尚未開化不知戰陣為何物的土著，展開徵服的行動。在羅馬帝國衰亡的時代，喀裡多尼亞、愛爾蘭和人島全都住著蘇格蘭人，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同宗的部落，經常為了軍事的冒險活動聯合起來，基於共同命運而產生的意外事件，對他們的影響甚大。他們長久以來就很珍惜普通的姓氏和出身所帶來的源遠流長而又鮮明耀目的傳統。聖島的傳教士，把基督教的光芒傳播到北不列顛，使蘇格蘭人建立起了非常自負的觀念，使得愛爾蘭的同胞成為蘇格蘭族裔的生父，也是精神的導師。德高望重的比德
[265]

 還保存著無拘束力而又寂寂無名的傳統，在公元8世紀的黑暗時代放射出一線光明。在這樣就外人看來不足為道的基礎上，吟遊詩人和修道士逐漸樹立起神話的巨大上層結構。兩種階級的人士同樣肆意濫用杜撰傳奇的特權，蘇格蘭民族基於誤導的自傲心理，採用愛爾蘭人的家譜學。在波伊西烏斯的天馬行空和布坎南的自我標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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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年史上裝點著一長串虛無縹緲的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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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過世6年以後，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的入侵造成了極大的破壞(343—366 A.D.)，迫得他那統治西部帝國的幼子不得不御駕親征。君士坦斯巡視過不列顛這塊地域，但是要說到他有什麼建樹，從頌詞的字裡行間，只知道他為戰勝惡劣的天候而大事慶祝。換句話說，從布倫格涅的海軍基地出發到桑威奇的港口，托天之福能夠風平浪靜安全抵達。苦難的省民遭受不幸的災禍，這災禍既來自國外的戰爭，也來自國內的暴君。緊接著在君士坦提烏斯統治之下，宦官的作威作福和貪污腐化，更是變本加厲使得民不聊生，只有尤里安的仁政讓他們暫時能鬆一口氣。由於恩主的離去和逝世，所有的希望隨之而去。人民的血汗錢既被徵收作為士兵的薪餉，也被指揮官中飽私囊，從軍中除役甚或免除兵役都可以公開出價。士兵的苦難在於被極不合理地剝奪合法的給養，原本就已無法維持生活，這樣只能激起他們經常逃離軍隊。軍紀的要求已經鬆弛，大道上不斷有盜匪出沒，良民受到欺凌打壓，放縱莠民四處為惡，整個島嶼瀰漫著不滿和犯上的風氣。每一位野心勃勃的臣民和前途絕望的逃犯，心裡存著迫切的願望，要推翻軟弱無能而又施政乖張的不列顛政府。北方充滿敵意的部族憎惡世界霸主的權勢和傲慢，積怨已深，無法消除。陸地和海上的蠻族，像蘇格蘭人、皮克特人和撒克遜人，帶著難以抗拒的憤怒，從安東尼邊牆迅速擴展到肯特海岸。很多工藝或天然的製品以及令人生活舒適的產物，蠻族自己沒有能力製造，也不能通過交易獲得，現在都堆積在不列顛富裕而多產的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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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哲學家感歎人類之間恆久的爭執，但是他承認比起滿足征服的虛榮，饜足掠奪的慾念才是產生一切衝突的主要原因。從君士坦丁時代一直到金雀花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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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巧取豪奪的風氣不斷煽動貧苦而又強壯的喀裡多尼亞人，他們已經墮落到不知和平的美德和戰爭的法則為何物。同樣的民族，過去曾經散發出慷慨好義的氣質，激起詩人的靈感寫出《奧西安頌歌》。住在南部的鄉親感受到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殘酷無情的蹂躪，也將各種事件加以誇大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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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裡多尼亞人還有一個更驍勇的部族叫作阿塔科提人
[271]

 ，被瓦倫提尼安視為心腹之患。他的士兵指控這些蠻族喜歡吃人肉，而且有證人曾經目擊，有人提到他們在森林裡出獵，襲擊牧羊人更勝於他們的羊群。在極為恐怖的食人飲宴中，無論是男女，一律不放過，他們會精挑細選認為最可口的部分。格拉斯哥是商業和學術的城鎮，要是附近真有食人生番存在，那麼在蘇格蘭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野蠻和文明極端相反的實例。其影響之大可說無遠弗屆，能夠擴大我們的觀念，使人存著美好的希望，有朝一日在南半球的新西蘭，也會出現休謨這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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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逃過英吉利海峽的信差，把最可悲和示警的信息帶到瓦倫提尼安的耳中。等到皇帝得知行省的兩位指揮官受到蠻族突襲慘遭殺害，立即派內廷伯爵塞維魯前往，但又立刻將他召回特裡夫宮廷，轉而派遣約維努斯，這更顯示出邪惡的敵軍聲勢極為浩大。經過一段長時間進行的詳盡磋商，最後決定把防衛不列顛的責任托付給狄奧多西，靠著他那英勇無敵的能力去收復失土(367—370 A.D.)。這位將領的豐功偉業，以及身為後代皇帝的生父，特別受到當代作家的青睞，極力加以讚美。但是他真正的勳勞應該受到行省和軍隊的頌揚，派遣他的提名獲得批准，預兆著即將來臨的勝利。狄奧多西抓住航海的最好時機，率領數量龐大的由赫魯利人和巴塔維亞人組成的老兵部隊，加上約維安和維克托的禁衛軍團，在不列顛安全登陸。他在從桑威奇行軍前往倫敦的途中，擊敗幾股蠻族，解救成群的俘虜，將部分戰利品分給士兵作為獎勵以後，其餘的東西全部物歸原主，為此贏得了大公無私的名聲。倫敦的市民原本已經近乎絕望，現在卻大開城門迎接他們的救星。這時狄奧多西從特裡夫宮廷獲得援助，宮廷特別派來一位軍方的部將和政府的總督，於是他運用智慧和勇氣執行光復不列顛的艱巨任務，呼籲逃亡在外的士兵回歸部隊，頒布大赦的詔書免除他們心中的疑慮，用愉快的笑容緩和軍紀的肅殺氣氛。

他只能在陸地和海上對騷擾的蠻族進行零星的戰事，無法獲得一場重大勝利的榮譽，但是這位羅馬的將領行事謹慎而且精通兵法，領導統御的能力在兩次戰役中展現無遺(368 A.D.及369 A.D.)，他經過不斷的努力，把行省每個地方都從蠻族殘酷而貪婪的手中解救出來。狄奧多西用如父輩一般的關切態度，重建城市的繁茂昌盛，盡力恢復堡壘工事的安全機能，使用強大的武力，將戰慄不已的喀裡多尼亞人局限在島嶼北部的一隅之地。他建立新的行省，命名為瓦倫提亞，並開始設置拓墾區，用來彰顯瓦倫提尼安統治的光榮使之永垂不朽。在詩人的著作和頌詞裡，提到圖勒這塊未知區域，在極北的大地上也沾染著皮克特人的鮮血。狄奧多西的船櫓衝破海勃波裡安海的波濤，遙遠的奧克尼是他擊敗撒克遜海盜、贏得海戰勝利的戰場。他帶著公正而光彩的名氣離開行省，君王對他在軍中所立下的功績深為欽佩，而且毫無猜忌之心，立即將他擢升為騎兵主將。不列顛的勝利者在上多瑙河這個重要的位置，阻止阿勒曼尼人的大軍並將敵人擊潰，這件事發生在被選派鎮壓阿非利加叛變之前。


 十二、阿非利加的莠政所產生的後果(366—376 A.D.)

君王不願當法官判處邪惡大臣的罪行，使得臣民認為他就是共犯。長久以來，阿非利加的軍事指揮交由羅馬努斯伯爵負責，他能力不足以適任職位，所作所為的唯一目標，就是要牟取卑鄙不法的私利，所以他的行動看起來像是處處與行省的人民為敵，倒是成為沙漠裡蠻族最要好的朋友。奧亞、利普提斯和塞卜拉太是三個繁榮興旺的城市，長久以來以的黎波里的名稱構成一個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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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是第一次關上城門，防止蓋突利亞的蠻子帶有敵意的進犯(366 A.D.)。一些有相當地位的市民遭到襲擊和屠殺，村莊和郊區被敵人剽掠，肥沃土地上栽種的葡萄樹和果樹，都被充滿惡意的蠻子砍倒在地。

受害的省民請求羅馬努斯出兵保護，發現軍事總督的暴虐和貪婪比起蠻族未遑多讓。他們沒有能力供應4000匹駱駝及眾多荒唐的禮物，更不用說要在他出發協助的黎波里前交付。這些要求受到拒絕等於斷了羅馬努斯出兵的念頭，於是他就受到控訴，被指為民眾災難的始作俑者。在三個城市的年度會議中，他們選出兩名代表，按照習慣向瓦倫提尼安呈獻勝利金冠和貢金，這是他們的責任也表達了他們的感激之情，同時提出很謙卑的指控。他們受到蠻族的凌虐使得家破人亡，總督未盡保護之責，有虧職守。要是瓦倫提尼安堅持公正和嚴厲的處置，僅就羅馬努斯的罪行就會人頭落地。但伯爵非常精通貪贓枉法的技巧，派出一名機警的心腹迅速趕往宮廷，花錢買通御前大臣裡米吉烏斯，請他念及多年友情給予援手。御前會議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明智處理多種問題，但君王還是可能被奸計蒙騙，民眾基於義憤的控訴經過擱置就冷淡下來。

等到再度發生公眾的重大禍害事件，引起阿非利加民眾再次赴京控訴，瓦倫提尼安終於從特裡夫宮廷派出司法官帕拉狄烏斯，前往調查阿非利加的全盤狀況以及羅馬努斯的施政作為。帕拉狄烏斯不能保持鐵面無私的立場，受誘中飽私囊了部分公款，原來這是付給軍隊的薪餉。他自知犯下大罪，被迫只能包庇伯爵，證明他的清白和政績，宣佈的黎波里人的控訴案是挾嫌誣告。帕拉狄烏斯帶著特別委員會從特裡夫再次回到阿非利加，對於反對君王代理人的邪惡陰謀，要找出首腦人物加以懲罰。他的調查工作進行得有聲有色，大獲成功，迫使利普提斯的市民否認發出求救的信息，他們當時已忍受八天的圍攻，同時指責代表團的瀆職行為。於是在瓦倫提尼安草率而剛愎的暴虐作風下，最後宣佈了不堪卒聞的判決，要立即執行，不得延誤。的黎波里省長被認定有包庇和同情的行為，在尤蒂卡公開斬首，四位地位顯赫的市民以欺君之罪以及從犯罪被判處死刑，且在皇帝的直接命令下，另兩名涉案人被判割去舌頭的刑罰。羅馬努斯為自己逃脫法律的懲罰而得意忘形，同時也為受到民眾的反對而惱怒不已，仍舊官復原職，負責指揮軍隊。阿非利加人因為他的貪婪行為而義憤填膺，加入了摩爾人菲爾穆斯的叛亂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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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爾穆斯的父親納巴爾是富甲一方和位高權重的摩爾人王子，非常瞭解羅馬的勢力已臻至巔峰，在他逝世時，留下成群的妻妾和無數子孫。因繼承權帶來的驚人財富引起激烈的爭執，其中一個兒子扎瑪在家庭口角中被他的兄弟菲爾穆斯殺死。這種無法化解的狂暴情緒，可以歸之於貪圖家財的動機，也可能是兄弟鬩牆的仇恨。羅馬努斯對這一謀殺行為判處了合法的報復性懲處，他具有很大的司法審判權力，在這種狀況下他的處置倒很公正。菲爾穆斯很清楚，如果不想伸出脖子讓劊子手下刀，就得訴求皇室法庭的判決，那只能依靠他的武力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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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自己的家鄉被當成解救苦難的英雄，同時他很快發現，羅馬努斯只能在歸順的行省作威作福，這個阿非利加的酷吏普遍成為人民藐視的目標。無法無天的蠻族在搶劫後，縱火將愷撒裡亞燒成一片焦土，等於讓倔強固執的城市知道，頑抗到底的下場是多麼危險。菲爾穆斯至少在毛裡塔尼亞和努米底亞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勢力，現在他要考慮的事項是，他是該戴上摩爾國王的冠冕，還是穿上羅馬皇帝的紫袍(372 A.D.)。

行事輕率而又滿懷憂苦的阿非利加人立即發現，揭竿而起的行為太過衝動，根本沒有考慮到自身具有的實力和領導人的才能。就在菲爾穆斯獲得可靠的情報前，西部帝國的皇帝已經選好將領，有支運輸船隊在隆河口集結。這時菲爾穆斯突然獲得消息，大將狄奧多西率領一小批老兵部隊，在阿非利加海岸靠近伊吉爾吉利西河或稱吉傑裡的地方登陸(373 A.D.)。怯懦的篡賊被對手優勢的德行和才能壓得無法動彈，雖然菲爾穆斯的手裡有兵員也有錢財，但是毫無獲勝的希望。就像在同樣的國度和類似的情況下，狡猾的朱古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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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實施的伎倆，被他依樣畫葫蘆拿來運用。他想用詐降的行為欺騙警覺心很高的羅馬將領，不斷花錢僱用阿非利加獨立的部落，支持他與政府的爭執以及確保他能在失利時逃亡，同時他藉機收買對方部隊的忠誠，延長阿非利加戰事的時間。

狄奧多西倣傚前輩梅泰盧斯的戰例，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當菲爾穆斯裝出哀求者的樣子，將叛亂歸咎於自己的一時衝動，謙卑地乞求皇帝大發慈悲時，瓦倫提尼安的部將用代表友情的擁抱接受了他的說辭，並且打發他離開。但是狄奧多西一直向他說明，真誠的悔改要有實質的誓言。身為羅馬將領可不會被虛假的和平保證說服，停下正在進行的戰爭，而讓敵人死灰復燃。狄奧多西經過鍥而不捨的努力，終於查明了菲爾穆斯的陰謀，雖然調查是在私下進行，但他行事公正，倒是讓人民無話可說。有一些菲爾穆斯的從犯，按照古老的習俗，丟給喧囂的群眾處以軍隊的死刑，還有更多人被砍掉雙手，以達到非常嚴苛的恐嚇效果。叛徒的仇恨會伴隨著畏懼而升高，羅馬士兵雖然害怕當前的狀況，但是對主將感到由衷的欽佩。蓋突利亞廣闊無邊的平原，阿特拉斯山區不計其數的山谷，菲爾穆斯都可能藏身其中。如果篡賊想讓敵手失去耐心，就應該讓手下躲在偏僻不見人跡的地方，期待在未來發生革命，但是他被狄奧多西的毅力擊敗了。

羅馬的將領下定決心，不達目的絕不停止追捕，只有僭主的死亡才能終止戰爭。任何阿非利加的地區要是膽敢支持叛賊，就會同樣遭到毀滅的下場。狄奧多西親自率領一支不超過3500人的小部隊進入了敵人國土的內部，他保持沉著穩重的態度，絲毫不掉以輕心，但是也不畏懼。部隊有一次受到摩爾人2萬大軍的攻擊，狄奧多西實施大膽的衝鋒，使烏合之眾的蠻族一蹶不振，等到羅馬軍隊井然有序地後撤，對手感到大為驚異。羅馬軍隊熟練的戰法令蠻族極為困惑，最後終於承認文明國家的領導人物，的確棋高一著。當狄奧多西進入伊薩弗倫西斯人的地界，傲慢的蠻族國王伊格馬澤爾用挑釁的語氣，要他報上自己的姓名和他勞師動眾來此的目的。睥睨自雄的伯爵答道：「我是世界之主瓦倫提尼安的將領，受命前來追捕走投無路的叛賊，給予他嚴厲的懲罰。你應該立即將他交到我手中，要是不遵從君王的命令，我就把你和你的臣民全部趕盡殺絕，雞犬不留。」伊格馬澤爾聽到後感到自己的處置沒錯，敵軍有實力和決心來執行致命的威脅，犧牲一個有罪的逃犯獲得所需的和平，是很合算的事，就派出警衛看管菲爾穆斯，以免讓他趁機逃走。摩爾人的僭主飲酒澆愁，橫下心來在夜間自縊而死，不讓羅馬人在凱旋式中稱心如意。伊格馬澤爾所能交給戰勝者的禮物只有他的屍體，很小心地將之裝載在駱駝背上。狄奧多西率領得勝的部隊回到西提菲，居民熱烈的歡迎表示出他們的喜悅和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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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非利加幾乎淪喪在羅馬努斯的惡行之下，靠著狄奧多西的功業才能解民倒懸之苦，然而這兩位將領分別受到宮廷不同的待遇，倒是讓人要深入探索其原因。騎兵主將暫時解除了羅馬努斯的職權，在維護安全和兼顧個人榮譽的狀況下派人看管，直到戰爭結束再來處理。羅馬努斯的罪行在提出可信的證據後已經坐實，公眾抱著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夠將他明正典刑以還大家一個公道。但是他在獲得梅洛包德斯的奧援後，再次激起他求生的意志以對抗合法的判決。在獲得一群對他友善的證人以後，整個案情又再三地拖延下去。最後，偽證和作假消除了不利的證據，使他得以逃脫法網的制裁。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光復不列顛和阿非利加的將領(狄奧多西)，就身為臣民而言已經達到功高震主的地步，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在迦太基斬首(376 A.D.)。這時瓦倫提尼安已逝世，狄奧多西的處死和羅馬努斯的無罪，都要歸咎於大臣玩弄權謀，仗著君王的信任，欺負他兒子是沒有治理經驗的青年。

狄奧多西在不列顛的戰績，有幸獲得像阿米阿努斯那樣傑出作者的敘述，他對於地理的記載非常精確，我們可以抱著很大的好奇心，踏著他行軍的足跡亦步亦趨追隨前進。但是阿非利加有很多未知的部族，要是一一列舉不僅冗長而且引不起讀者的興趣，所以只能做一般性的敘述。他們都是摩爾人黝黑的種族，聚集在毛裡塔尼亞和努米底亞行省靠背後的居留地，阿拉伯人稱呼其為「椰棗和刺槐的國度」。等到羅馬人的權勢在阿非利加日趨衰微，文明生活和農耕區域的範圍也跟著逐漸收縮。越過摩爾人極其遼遠的邊界，是廣大無垠而又荒涼不毛的沙漠，向南延伸的距離超過1000英里，一直抵達尼日爾河的河岸。古人對阿非利加這個巨大半島所知極其有限，所以才會相信炎熱的地區根本沒有人類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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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又會沉溺於幻想中，說是只有「無頭人」留在這片一無所有的空間，或是一些怪物，像是長著羊角和羊蹄的森林之神薩提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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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話裡半人半馬的森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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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矮小的侏儒非常勇敢地和鸛鶴打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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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聽到奇異的傳聞而驚懼不已，赤道兩邊的國度有很多民族，與人類在容貌上最大的差異是皮膚的顏色。羅馬帝國的臣民抱著很大的期望：從北邊出發的大群蠻族，馬上就與南邊的蠻族遭遇，他們同樣凶狠，而且交手以後互不相讓，這樣就會同歸於盡。要是熟知阿非利加敵人的情況，這種令人沮喪的恐懼就會煙消雲散。尼格羅人的怠惰，似乎既非美德也不是怯懦所導致。他們就像其他人類一樣，沉溺於激情和慾念之中而無法自拔，相鄰的部族始終處於敵對行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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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知識以至於不能創造出有效的防衛或破壞性武器，也沒有能力形成大規模的統治計劃或征戰方案。這種天賦心智的明顯低落被溫帶民族所發現並濫用，每年有6萬黑人在幾內亞海岸被押送上船，再也無法返回故土。但是這些人都是戴著鎖鏈離岸，未曾間斷的遷移已歷經兩個世紀的時間，供應的人力資源足夠佔領整個地球，這要歸咎於歐洲的罪惡和非洲的軟弱。


 十三、波斯戰爭的結局及有關的事跡(365—384 A.D.)

喪權辱國的條約拯救了約維安的軍隊，羅馬人這邊一直忠實地履行規定事項，嚴正放棄對亞美尼亞和伊比利亞的主權要求和聯盟關係。這些從屬的王國缺乏保護，暴露在波斯君主的大軍虎視眈眈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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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喪權失國的命運。沙普爾率領由鐵甲騎兵、弓弩部隊和傭兵步卒組成的無敵大軍，進入亞美尼亞的國土。然而沙普爾常用的伎倆，就是戰爭和談判的交互運用，他認為欺騙和偽誓是帝王術最有威力的工具。他裝模作樣地稱許亞美尼亞國王明智而審慎的作為，用陰險的友誼提出再三的保證。毫不疑懼的提拉努斯竟然被他說服，把自己交到不守信義而又殘酷無情的敵人手中。在一次盛大的飲宴歡會之中，沙普爾將他逮捕，因為提拉努斯具有阿爾薩息德斯的高貴血統，特別用銀鏈將他鎖住以示尊敬。後來提拉努斯被幽禁在埃克巴塔納的遺忘之塔，很快就結束了他那悲慘的一生，不是用自己的佩劍自殺就是被暗殺身亡。

亞美尼亞王國成為了波斯的一個省份，由卓越的貴族和受寵的宦侍分享軍政大權。接著沙普爾毫不耽擱，進軍去平服黷武好戰的伊比利亞人，薩洛馬息斯獲得皇帝的允許統治這個國家，現在被優勢的兵力驅逐出境。萬王之王為了羞辱羅馬的尊嚴，故意把國王的冠冕放在卑鄙家臣阿斯帕庫拉斯的頭上。

整個亞美尼亞只有阿爾托格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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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城市敢於抗拒入境的大軍，儲藏在那座堅固堡壘中的金庫，引發了沙普爾的覬覦之念。奧林匹婭斯是亞美尼亞國王的妻子，現在成為孀婦，處於險境，引起公眾的同情。他的臣民和士兵不惜決一死戰，被圍的殘部英勇地發起協調良好的突擊，波斯人在阿爾托格拉薩城下受到奇襲被迫後撤。但是沙普爾的兵力不斷增加，他不斷調來精銳的部隊，防守部隊的勇氣消耗殆盡，固若金湯的城牆屈服在敵人持續的攻勢之下。傲慢的征服者用烈火和刀劍摧毀了反叛的城市之後，只留下不幸的皇后一個人被押走，而她在運道最好時，曾被指婚為君士坦丁之子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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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普爾正為輕易征服兩個獨立王國而沾沾自喜，然而很快他就會獲得不同的感受。人民的內心依然堅定，始終保持著對波斯的敵對情緒，這個國家並沒有真正地歸順。他不得不信任的總督卻第一次抓住了機會，可以重獲他的同胞的愛戴，而且表露出對波斯的姓名永不磨滅的恨意。

自從亞美尼亞人和伊比利亞人改變宗教後，都認為基督徒受到上帝的寵愛，而祅教徒則成為上帝最痛恨的敵人。教士對迷信的人民發揮影響力，一直在竭盡全力支持羅馬。只要君士坦丁和阿爾達希爾的後裔，還在爭奪中間行省的主權，那麼宗教的關係便總是能在兩國的形勢上起到一個決定性的作用。有一個人數眾多而且行動積極的黨派，承認提拉努斯的兒子帕拉是亞美尼亞合法的統治者，有權利繼承已經延續有500年之久的王位。伊比利亞人一致同意國家分屬兩個相互敵對的君主，阿斯帕庫拉斯只有得到沙普爾的垂青才能戴上皇冠，於是宣稱由於他的子女被暴君扣為人質，考慮到子女的安全，無法公開否認與波斯的聯盟關係。

瓦倫斯皇帝尊重履行條約的義務，但又憂慮東部會涉入危險的戰爭，於是採用緩慢而小心的措施，冒險在伊比利亞和亞美尼亞這兩個王國，扶植支持羅馬人的黨派。有12個軍團在居魯士河畔協助薩洛馬息斯建立權威，英勇的阿林蘇斯保衛幼發拉底河這條戰線。在圖拉真伯爵和阿勒曼尼人國王瓦多邁爾的指揮之下，一支實力強大的軍隊沿著亞美尼亞邊界設置營地。但是他們得到嚴格的指示，禁止在第一次的敵對行動中投入部隊，因為這樣就違背了條約的規定。羅馬將領絕對服從這些要求，在波斯人的如雨箭矢下撤退，這種忍辱負重的精神真是值得嘉勉，一直到完成合約上規定的義務以後，才能去獲得正當而合法的勝利。然而這些故意擺出的戰爭姿態，逐漸消失在冗長而無結果的談判之中，感到安心的代表團為了維護自己的立場，相互指責對方背信和惡意違犯條約的行為。看來原始條約有的條文過於曖昧不清，最後變成各說各話，由兩國的將領提出片面的證據，根本得不到決定性的結果，而這些將領無事可幹，都來協助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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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入侵造成的影響，動搖了羅馬帝國的基礎，將亞細亞的行省暴露在沙普爾的武力之下，毫無反抗的餘地。但是波斯國王已到了衰老之年而且病痛纏身，只有奉行新的治國方針，以安寧和穩健為上。他在他統治的第70個年頭才過世(380 A.D.)，波斯的宮廷和政府在他死後立即發生了重大的變革，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國內問題上，還有就是盡力應付與卡曼尼亞人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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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享受這麼多年的和平以後，兩國古老歷史上的相互攻伐早已被遺忘。兩個帝國心照不宣，容忍亞美尼亞和伊比利亞王國成為中立的緩衝區。狄奧多西在位第一年，波斯使節抵達君士坦丁堡，對前朝的不當舉措深表歉意，同時為締結雙方的友誼，帶來寶石、絲綢和印度象等禮品，作為向皇帝致敬的貢物。

瓦倫斯在位時，就一般狀況而言東方的事務中只有帕拉的歷險事跡引人注目，值得一提。這位貴族青年聽從母親奧林匹婭斯的勸告，在波斯大軍圍攻阿爾托格拉薩時趁機逃走，懇求東部皇帝給予庇護。但是亞美尼亞的國務會議極為軟弱，對於帕拉的支持、徵召、復位和背叛，隨著時勢的變化而轉移。亞美尼亞人認為在有繼承權的統治者即位以後，才會令他們感到國家的前途有希望。瓦倫斯的大臣對於這種要求所持的立場是，只要諸侯不僭用國王的冠冕和頭銜，就可以維持他們在本國的權力。但是大臣立即為草率的決定深感懊悔，波斯國君的指責和威脅讓他們不知所措，終於找到理由可以不遵守答應的事項：一方面是帕拉的脾氣非常暴虐而且喜怒無常，為了細微的猜疑之心就會犧牲最忠誠的臣屬；另一方面還與殺害他父親的兇手，也是國家的仇敵，私下保持很秘密而且極不榮譽的通信。

帝國的大臣借口皇帝要與他磋商有關的事務，說服帕拉從亞美尼亞的山區下來。他原來有自己這派人馬的保護，現在等於把個人的安全和獨立，交付給不守信義的宮廷去為所欲為。亞美尼亞國王不論是從他的親眼所見，還是從他的國人所獲得的印象，他經過的地方都受到行省總督非常得體的尊敬。但是等到他抵達西裡西亞的塔爾蘇斯，帝國找出很多借口使他的行程停頓下來。他的行動受到監視，說是為了安全起見要提高警覺，這樣他逐漸發現自己已經成為羅馬人手裡的囚犯。帕拉壓制自己的怒氣，掩飾自己的恐懼，在暗中做好逃走的準備，帶著300位忠心的隨員立即上馬。佈置在行館門口的軍官，立刻把他逃跑的消息通知西裡西亞的行政長官，接著縱馬在郊區趕上帕拉，極力勸阻他不要任意妄為，免得給自己帶來危險，但是沒有產生效果。一個軍團奉令追捕身為皇室的逃亡分子，在後追趕的步兵對一隊輕騎兵無法發揮嚇阻作用。等到他們射出第一撥箭雨，對方已經爭先恐後從塔爾蘇斯的城門逃走。經過兩天兩夜不停的行軍，帕拉和亞美尼亞人全部到達幼發拉底河岸，只能靠著泅水渡過河流，人員有損失，時間也受到耽擱。整個地區都已經提高戒備，兩條道路間有一塊相隔3英里的空地，已經被1000名騎乘弓箭手佔領，由一位伯爵和一員護民官在場指揮。要不是突然出現一名友善的旅客洩露了前方的危險，告訴他逃脫的方法，帕拉就會被優勢的兵力生擒活捉。一條陰暗而幾乎無法通行的小徑，使亞美尼亞人的部隊安全通過濃密的樹叢，帕拉把伯爵和護民官拋在身後，他們還在耐心地等待這批騎兵的到來。他們回到宮廷為自己沒有達成任務提出辯解，很嚴正地力陳亞美尼亞的國王是法力高強的魔術師，用遁形法讓他自己和所有的人馬在軍團的眼前通過。

等到帕拉回到祖國，仍舊聲稱自己是羅馬人的朋友和盟邦，但是羅馬人自認感情受到傷害，無法原諒他。瓦倫斯在御前會議中秘密簽署他的死刑判決，將這項血腥的任務交付給狡猾而又謹慎的圖拉真伯爵，而且他有一項長處，就是很容易獲得君王對他的信任，然後找到機會用短刀刺進國王的心臟。帕拉受邀參加羅馬人的宴會，宴會按照東方的標準裝飾得富麗堂皇，醇酒美人無不具備，大廳迴響著令人愉悅的音樂，所有的人都在痛飲美酒。等到伯爵聲稱自己要離開一會兒，就拔出他的短劍，然後發出謀殺的手勢。一名強壯的蠻族亡命之徒立刻衝向亞美尼亞國王，雖然帕拉的手邊正好有一件武器，揮舞起來英勇保衛自己的生命，但最終還是喪生於敵手。皇家將領的餐桌上，竟然流浸著一位客人也是一位盟友的鮮血。這就是羅馬政府的大政方針，如此軟弱而邪惡，為了達成政治利益的可疑目標，不惜面對整個世界的指責，違犯國家的法律和榮譽，褻瀆神聖的待客之道。


 十四、哥特人的崛起和多瑙河地區的征戰(366—375 A.D.)

在30年的和平時期裡，羅馬人固守邊疆，哥特人擴張領域。東哥特國王、偉大的赫曼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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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阿馬利的貴族，鼓舞同胞的熱情，所獲得的勝利幾乎可以媲美亞歷山大的功績。但是最令人難以置信而特別讓人感到驚異之處在於，這位哥特人的英雄所具有的雄心壯志，不完全體現在年輕時的勇氣上，從80歲到110歲，他將他整個的生命都投入了舉世無匹的豐功偉業中。獨立的部族被說服或受到脅迫，都承認東哥特人的國王是哥特民族的共主。

西哥特人或稱特爾文吉人的酋長放棄皇室的頭銜，採用「士師」這個比較謙虛的稱呼。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像阿薩納裡克、弗裡提根和阿拉維烏斯，都因為鄰近羅馬的行省，才能建立個人的勳業。赫曼裡克靠著國內的征戰增強軍事實力，以達成他狼子野心的企圖。他侵入位於北疆的鄰近國家，大概有12個民族，他們的名稱和領地已不可考，但都陸續屈服在優勢的哥特人大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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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魯利人居住在靠近梅奧蒂斯湖的沼澤地區，以實力和機敏著稱於世。他們組成的輕步兵在蠻族的戰爭中備受重視，交戰各方都急著請求協助，但是赫魯利人積極進取的精神，降服於哥特人審慎而穩健的毅力之下。在一場血腥的衝突中，國王被殺，好戰部族的餘眾成為赫曼裡克營地非常管用的幫手。哥特人接著進軍對付維尼第人，這個部族不諳戰陣之道，僅憑人多勢眾取勝，據有面積廣大的平原，就是現代的波蘭。

戰勝的哥特人在操練和紀律上佔有決定性優勢，何況兵力強大，在數量上並不輸對方，當然會穩操勝券。等維尼第人歸順後，征服者在毫無抵抗之下揮軍指向埃斯蒂人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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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古老民族的名字仍舊保存在愛沙尼亞行省。波羅的海沿岸這些遙遠地區的居民，依賴辛勤的耕種為生，靠著琥珀的貿易致富，崇拜大地之母而祭祀不絕。但是埃斯蒂人缺乏鐵器，戰士只能使用木棍，這個富裕國家的歸服靠的是赫曼裡克的智慧而不完全是武力。它的疆域從多瑙河一直延伸到波羅的海，包括哥特人原有的領地和新近獲得的國土，用征服者的權威統治著日耳曼人和西徐亞人的大部分地區，有時候就像一位暴虐的僭主。但是在地球上他所統治的地區，無人有能力修飾和記述英雄的事跡，使之流芳千古。赫曼裡克的名字幾乎埋沒在歷史的灰燼當中，他的功勳外界所知有限，就連羅馬人也不清楚他那氣焰沖天的權勢是如何發展形成，但無疑他已經威脅到了北疆的自由和帝國的和平。

哥特人對君士坦丁皇室的繼承權，遵守雙方的約定，保持忠誠的態度。由很多證據得知，哥特人之所以如此聽命，是基於羅馬皇帝炙人的權勢和慷慨的賜予。他們重視公眾的和平，要是有一股帶著敵意的勢力竟敢越過羅馬人的國境，做出違反規定的行為，就會坦誠承認過失，將之歸咎於蠻族青年犯上作亂的習氣。然而兩位新近即位的皇帝沒有顯赫的出身，為哥特人所輕視，認為他們只是受到推選才擢升帝座，這也激起了他們更為大膽的希望，公開鼓吹他們的企圖，是要打著國家的旗幟出動聯盟部隊。這種想法很容易受到引誘，於是他們與普羅科皮烏斯的叛黨一拍即合，提供危險的援助，煽動羅馬人的內戰。哥特人與羅馬公開簽訂的條約規定協防軍的人數不超過1萬人，但是西哥特人的酋長抱著雄心萬丈的企圖，越過多瑙河的軍隊總數已超過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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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帶著強大的氣勢和極度的自傲開始進軍，憑著所向無敵的勇氣決定羅馬帝國的命運(366 A.D.)。

他們的行為展現出主子的暴虐無理和敵人的縱軍殃民，使色雷斯的行省在蠻族壓迫下呻吟不絕。由於他們不知節制地任意妄為和過度濫飲，雖可滿足貪念，卻也延遲了行程。在哥特人接到普羅科皮烏斯戰敗逝世的消息以前，已感受到整個地區對他們充滿敵意，而且對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都在復甦之中。瓦倫斯或瓦倫斯的將領展現出高明的為將之道，構成前後呼應的警戒哨所和堡壘工事，拒止哥特人前進，也牽制他們的退卻行動，讓他們的糧草補給全部中斷。蠻族的凶狠氣焰因飢餓而消失無蹤，變得馴服聽話，只有忍氣吞聲地丟下兵器投降，為得到食物活命，任憑征服者處置。無數俘虜被分配給東部城市，省民很快就看慣了蠻族猙獰的面貌，長久以來連聽到他們的名字都感到恐懼，現在卻敢估量自己的實力與可怕的對手一比高下。西徐亞人的國王(只有赫曼裡克夠資格用這樣崇高的稱呼)為族人的災難感到悲痛和憤恨，他派出的使臣在瓦倫斯的宮廷，對於長久存在於羅馬人和哥特人之間的古老而尊貴的聯盟關係受到破壞，大聲提出嚴正的抗議。使臣宣稱他們為了履行聯盟的責任，才援助尤里安皇帝的親屬和繼承人，所以要求立即歸還具有貴族身份的俘虜，而且提出非常奇特的論點，就是哥特人的將領，即使隨著部隊一起行軍，在敵對行動中列陣作戰，仍舊具有使臣神聖不容侵犯的地位和特權。騎兵主將維克托立即斷然向蠻族明示，拒絕接受這種狂妄的要求，同時用他的實力和地位，表達東部皇帝對這件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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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判破裂之後，瓦倫提尼安用坦誠的誡言激勵生性怯懦的皇弟，對於帝國受辱的尊嚴要有自處之道。

哥特人戰爭的光彩奪目和聲勢浩大，當代有歷史學家對其大肆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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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除了成為帝國衰亡的先聲之外，沒有突出的事件值得後代子孫特別重視。哥特人的國君年邁，並沒有領導日耳曼人和西徐亞人的部族到達多瑙河畔，更不可能遠抵君士坦丁堡的城門，只是把危險而光榮的防衛作戰托付給英勇的阿薩納裡克，為了對抗眼前的敵人，竟想用衰弱無能的手控制龐大國家的全部力量。羅馬人在多瑙河上架起一座浮橋，瓦倫斯御駕親征(367—369 A.D.)鼓舞部隊的士氣，個人的英勇倒是可以彌補他對兵法的無知，同時很明智地決定要尊重維克托和阿林蘇斯的意見，這兩位分別是騎兵和步兵主將。於是他們運用技巧和經驗指導戰役的進行，但發現無法將西哥特人從山區堅強的據點中驅走。在冬天快要接近時，經過兵燹的平原空無一物，迫得羅馬人只有退過多瑙河。翌年夏天淫雨不斷，使得河水高漲，雙方只有暫且休兵，瓦倫斯皇帝在整個夏季都被困在梅西亞納波裡斯的營地。戰事到了第3年，變得對羅馬人有利，哥特人的狀況日益艱苦。貿易中斷使蠻族無法獲得滿足享受的物品，這些已成為生活所必需，要是缺乏就會感到狼狽不堪。廣大的區域赤地千里，很可能發生饑饉，對蠻族形成威脅。阿薩納裡克被迫背水一戰，在平原上損失慘重。戰勝的將領運用更毒辣的手段在後面窮追猛打，只要將哥特人的頭顱帶到皇家的營地，均能獲得高額的懸賞。

蠻族的降服平息了瓦倫斯和軍事會議成員的怒氣，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奉承頌揚的諫言，首次以公論之名進行，皇帝聽到後感到心滿意足。負責指揮戰事的將領維克托和阿林蘇斯，被授權制定議和的條件：迄今為止蠻族所享有的貿易開放權利，將嚴格限制在多瑙河的兩個城市；由於他們的首領膽大妄為，所以扣留應有的賞賜和補助金作為嚴厲懲罰。這些規定只針對阿薩納裡克一人，此舉要讓西哥特人的其他士師看到，比起作戰所得的虛名，他們可以獲得更大的好處。瓦倫斯的大臣舉行會談時，提出這些條件，阿薩納裡克面對當前的情勢，只顧個人的利益，不管在他統治下其他階層的死活，只想保留自己和族人的地位。他堅持自己的聲明，說戰事不應完全由他負責，且他並沒涉及違犯條約的偽誓罪，甚至沒有踏上帝國的疆域，同時他重視神聖的誓言，從新近發生的羅馬人叛亂案中，可以肯定他的立場。多瑙河沿岸分隔兩個獨立國家的領土，被選來作為會議的地點。東部的皇帝和西哥特人的士師，在相等數量的武裝隨員陪伴下，乘坐平底船前進到河流中間。在批准條約和提供人質以後，瓦倫斯擺出凱旋的場面回到君士坦丁堡。哥特人維持寧靜的狀況達6年之久，等到成群結隊的西徐亞人從北方的寒冷地區長驅南下，逼得哥特人又開始衝進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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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皇帝將下多瑙河的指揮責任委付給皇弟，自己專心照顧雷提亞和伊利裡亞各行省的防務，等於沿著歐洲最長的河流延伸數百英里。瓦倫提尼安的政策有積極進取的精神，要繼續構建新的工事堡壘來鞏固邊疆的安全。但在執行這種政策時，唯一的缺點是會激起蠻族的不滿和憤慨。誇迪人提出申訴，預定興建的堡壘選址在他們的領地內，這些怨言促使羅馬當局採取合理而溫和的措施。伊利裡亞的主將埃奎提烏斯答應暫時中止工程的進度，靜候君王頒布明確的指示。這樣的處置受到高盧統領的熱切贊同，卻傷害到一位競爭對手，就是像暴君一樣毫無人性的馬克西明，倒是使埃奎提烏斯的兒子平步青雲。瓦倫提尼安無法控制急躁的個性，聽信寵臣所提出的保證，說是把統治瓦倫裡亞的大權和工程的執行，全部交付給埃奎提烏斯責負盡職的兒子馬塞利努斯，皇帝就可高枕無憂，不用再為蠻族厚顏無恥的抗議而煩心。然而這位年輕而卑劣的大臣，傲慢自大的行為侮辱了羅馬的臣民和日耳曼的土著。他認為要盡快建立蓋世功勳，以向世人證明快速擢升是自己應得的報酬。他假裝收到誇迪人國王蓋比尼烏斯遜恭有禮的來函，表示出重視和關切之意，但這別有用心的慇勤姿態掩蓋住了他那血腥而毒辣的陰謀，輕信別人的國君被說服，接受馬塞利努斯迫切的邀請。我對於要在敘述類似的罪行時，讓表達的方式不完全雷同，實在已經感到詞窮。

在帝國遙遠的地區，同一年內竟然有兩位皇家的將領，在他們那不諳待客之道的桌上沾染著君王的鮮血，而且當著他們的面，毫無人性地謀殺貴賓和盟友，關於這些我又該怎麼為讀者交代清楚呢？蓋比尼烏斯和帕拉的命運完全相同，但君王的慘死所激起的憤怒之情，就亞美尼亞人卑躬屈節的奴性和日耳曼人豪邁不羈的精神，所造成的反應卻完全不同。誇迪人在馬可·安東尼當政時，曾將恐懼帶到羅馬的城門前，但如今他們那無與倫比的實力已經消退。但他們仍舊擁有武力和勇氣，絕望中的奮鬥更是勢不可當，還能獲得盟友薩爾馬提亞人的騎兵支援。兇手馬塞利努斯缺乏遠見，他為了鎮壓菲爾穆斯的叛亂，將善戰的老兵抽調一空，整個行省的防禦能力薄弱，暴露在蠻族狂怒的報復之下。他們在作物收成的季節入侵潘諾尼亞(374 A.D.)，搶劫的物品只要無法運走就毫不留情地毀棄，對於空虛無人的堡壘工事不是不予理會，就是加以破壞。

君士坦提婭公主是君士坦提烏斯皇帝的女兒，也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孫女，在險象環生的狀況下逃過一劫。這位皇室貴夫人曾愚昧支持普羅科皮烏斯的叛變，現在被許配給西部皇帝的嗣子作為妻室。她的隨行隊伍經過安寧的行省時極其鋪張但卻沒有防護力，行省總督梅薩拉主動負責拯救她於危險之中，使國家免於羞辱。就在他接到通知，說是公主駐紮用膳的村莊受到蠻族的包圍，就火速將她安置在自己的戰車上，全速馳騁直抵西米烏姆的城門，行駛的距離有26英里。要是誇迪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繼續前進，官員和民眾產生恐慌的心理，就是西米烏姆也無法保證安全。遲緩的行動使得禁衛軍統領普羅布斯有足夠時間鎮靜下來，恢復市民的勇氣。他費盡心思辛勤工作，修復廢棄的工事，增強防禦的力量，及時獲得一隊弓箭手有效的增援，保護了伊利裡亞行省的首府。蠻族為西米烏姆堅固的城牆所阻而無法得逞，轉而派出兵力對付邊區的主將，把謀殺國王的事件不甚公正地歸咎於他的主使。埃奎提烏斯率領進入戰場的部隊只有兩個軍團，但包括梅西亞和潘諾尼亞身經百戰的老兵單位。他們不識大體，為著階級和職位的高低發生爭執互不相讓，這是慘遭全軍覆沒的主因。就在他們的兵力分散而各自行動時，被剽悍凶狠的薩爾馬提亞騎兵襲擊，全部橫屍戰場。寇邊入侵的成功激起鄰近邊界各部族的效傷，要不是邊區的軍事指揮官——年輕的公爵狄奧多西——發揮英勇過人的才能，擊敗帝國的敵人，梅西亞行省必然無法倖免於難。所以他的作為不僅可媲美其父的功勳，也無愧於後世大帝的稱號。


 十五、瓦倫提尼安的崩殂和格拉提安的接位(375 A.D.)

瓦倫提尼安雖居留在特裡夫，卻念念不忘伊利裡亞的災難，但現在冬季將至，只能將計劃延到次年春天執行(375 A.D.)。他率領相當數量的高盧部隊從摩澤爾河畔啟程，在半途遇到薩爾馬提亞派出的乞求寬恕的使臣，只是含糊地回答等他趕到事發現場，詳細調查後再公開宣示。當他抵達西米烏姆後接見伊利裡亞行省的代表，他們齊聲感激皇帝的高瞻遠矚，在禁衛軍統領普羅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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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治理下過著幸福生活。瓦倫提尼安看他們表現出忠誠護主和受恩深重的態度，心中十分得意，於是不假思索地詢問伊庇魯斯的代表、一位真誠率性的犬儒學派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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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他前來是否出於行省的意思。「是一群苦難的人民用眼淚和呻吟派我前來。」伊菲克裡斯這樣回答道。皇帝為之語塞。於是他指責大臣採用產生不良後果的作為，但赦免了這些人的過失。這種做法頂多會使臣民受到損害，卻可贏得他們的忠誠。且只有對謀殺蓋比尼烏斯的案件嚴厲懲處，才能重建日耳曼人的信心，維護羅馬人的榮譽。但傲慢的君主胸襟不開闊，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忽視激起事變的原因，只記得所受的損害，要進入誇迪人的國度大開殺戒尋求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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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蠻的戰爭造成全面的破壞和濫殺，不論在皇帝還是世人看來，這種殘酷報復的行為不僅合理而且正當。羅馬軍紀嚴明，敵人已陷入驚愕混亂狀況。瓦倫提尼安毫無損失，安然撤過多瑙河大勝而返。

他決定發起第二次的作戰，徹底毀滅誇迪人的實力，就將冬營設置在多瑙河邊的佈雷格提奧，靠近匈牙利的城市普雷斯堡。作戰的行動因氣候的酷寒而延遲，誇迪人非常謙卑地期望征服者能夠息怒，想盡辦法說服埃奎提烏斯，將使臣引導到御前會議。他們躬著身體，面帶沮喪的表情趨向寶座，並沒有敢抱怨國王遭到謀殺，只是嚴正發出誓言，肯定上次的入侵是一些不守規定的強盜所犯下的罪行，國內的全民會議已經給這些人定罪，一致表示出深惡痛絕的態度。皇帝的回答沒有一點仁慈同情之心，讓他們完全喪失希望。他口無遮攔地肆意辱罵他們卑鄙無恥、忘恩負義和倨傲粗暴。皇帝的眼神、聲音、面容和姿態，表露出狂怒的程度已到無法控制的地步。這時他全身激動引起強烈的痙攣，體內一根血管突然爆裂，口不能言地倒在隨從的懷中。他們極力照料，立即掩飾整個情況不讓群眾知曉。不過幾分鐘的時間，西部皇帝在極大的痛苦中亡故(公元375年11月17日)，直到最後還能保持清醒，對於圍繞在御用臥榻四周的將領和大臣，不斷掙扎著要宣佈他的意圖，但是已經無能為力。瓦倫提尼安享年54歲，還差100天他的統治就滿12年。

一位教會歷史學家像煞有介事地證實瓦倫提尼安有一夫多妻的行為：

塞維拉皇后(我轉述這件八卦消息)把意大利總督的女兒，可愛的賈斯蒂娜視為閨中暱友。皇后在出浴時看到她的裸體，感到極為艷麗驚人。這樣輕率的談話難免使皇帝動心，就把賈斯蒂娜弄上床成為第二號妻子。帝國的臣民從詔書中知曉此事，他可以說真是艷福不淺。

但確定歷史事件要有合理證據，瓦倫提尼安是有兩次婚姻，先後與塞維拉和賈斯蒂娜結縭，運用古老的方式，先離婚再取得結婚許可，雖然會受到教會指責，但合於法律規定。塞維拉雖是格拉提安的母親，對格拉提安而言，他已具備各種條件，毫無疑問有資格繼承西部皇帝的帝位。他是國君的長子，瓦倫提尼安的光榮統治，能自由且合理選擇繼承人，一定會獲得軍隊首肯。且格拉提安在9歲時，皇家的少年就從溺愛的父親手裡接受紫袍和冠冕及奧古斯都頭銜。高盧軍隊在滿意和歡呼聲中，莊嚴地批准推舉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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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羅馬政府所有合法的文件中，格拉提安列名在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簽署的後面。由於他與君士坦丁的孫女結婚，瓦倫提尼安的兒子獲得弗拉維家族的全部繼承權利。基於時勢、宗教和人民的尊敬，皇室接連三代的傳承已視為神聖的事物。

格拉提安在父親過世時僅有17歲，軍隊和人民對他的器度都表示出了好感。但格拉提安無憂無慮地居住在特裡夫宮廷，離瓦倫提尼安突然崩殂的所在地佈雷格提奧，有數百英里的距離。爭權奪利的風氣受到主子在位的壓制，現在立即在皇室宮廷中蔓延開來。梅洛包德斯和埃奎提烏斯兩人指揮伊利裡亞和意大利配屬的地方部隊，玩弄權術陰謀擁立幼兒，以達成他們在背後操控的野心。他們運用借口遣走有聲望的領導人物，調開高盧部隊，因這些人會全力維護繼承人的合法權利，同時他們大膽實施具有決定作用的計劃，根絕國內外敵人的希望。賈斯蒂娜皇后留在距佈雷格提奧僅100英里的宮殿，很尊敬地被奉請到營地，同時帶著故世皇帝的兒子。在瓦倫提尼安皇帝死後6天，與他同名的年幼王子僅有4歲，由母親抱著在軍團前亮相，接受軍隊歡呼，被莊嚴授予象徵最高權位的頭銜和服飾。格拉提安皇帝明智而穩健的作為及時消弭了內戰危機，他愉快地認同軍隊的擁立，並公開宣稱，他一直認為賈斯蒂娜的兒子是手足而不是仇敵，同時建議皇后帶著兒子瓦倫提尼安住在米蘭，位於美好而安寧的意大利行省，他自己則盡心負責阿爾卑斯山以外疆域。格拉提安掩藏心中憤怒，直到能安全地懲罰陰謀指使人，也有人僅受到解職處分。雖然他始終保持友愛和關切的態度對待同是國君的幼弟，但在治理西部帝國的工作上，他逐漸混淆了自己的身份，成為一位君主的監護人。羅馬世界由瓦倫斯和他的兩位侄兒聯名統治，瓦倫提尼安這位年幼軟弱的皇帝已習慣了長兄的位階，對西部帝國的御前會議從來無法產生權威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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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 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匈奴人從中國到歐洲的發展過程 哥特人被迫渡過多瑙河 哥特人之戰 瓦倫斯戰敗殞身 格拉提安舉狄奧多西為東羅馬皇帝 狄奧多西的出身背景和功勳成就 哥特人定居得到和平(365—395 A.D.)


 一、羅馬世界天災示警及蠻族狀況(365 A.D.)

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統治的第二年，7月21日早晨，羅馬世界大部分地區受到強烈地震的摧毀與破壞。震動傳入大海，突然之間發生退潮，地中海的海岸變成干地，可以用手捉到大量魚類，大船全部擱淺在泥地上。好奇的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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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海裡現出的深谷和山脈，無不大開眼界，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它們從未暴露在陽光的下面。但是接著浪濤鋪天蓋地而來，聲勢驚人而且無法抗拒，西西里、達爾馬提亞、希臘和埃及的海岸受害最烈：船隻被大浪捲起擱在屋頂上，要不就送到離岸邊2海里遠的內陸；民眾連同住所被高漲的浪潮一掃而空；很多城市像亞歷山大裡亞一樣，每年都要哀悼這個不幸的日子，因為有5萬人在海嘯中喪失生命。這場巨變的報告在行省之間傳遞時，更擴大了災情的狀況，使得羅馬的臣民惶恐不安，人人都有大難臨頭的感覺。

他們回想過去那些地震，曾經摧毀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亞的城市，認為這次的打擊不過是示警而已，僅是發生巨大災變的序曲。他們的想像力驚人，分不清楚這到底是帝國衰亡，還是世界陸沉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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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代所流行的觀點，是把一切特殊事件歸之於神明旨意。自然界的變遷，可說在冥冥之中，與人類的心靈產生的道德和形而上的觀點息息相關。具有莫大智慧的神學家依據各自的宗教主張，就可辨識出，異端邪說通常會引發地震，洪水是人類罪惡和過失無法逃避的後果。歷史學家對這些立論崇高的臆測之詞，無須討論其真偽或恰當與否，就他的經驗就可得知，人類的激情較之自然的震怒更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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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海嘯、颶風和火山爆發所產生的災害，與戰爭相比根本無法及其萬一。

現在歐洲君王把閒暇時光用來研究戰爭藝術，激起臣民的勇氣，但戰爭卻因為君王的審慎或人道而有所節制。現代國家的法律和習性，使戰敗士兵的安全和權利受到保護。過著和平生活的市民，很少抱怨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戰爭的蹂躪。羅馬帝國的衰亡引發連綿的災禍，這個時期起於瓦倫斯的統治，臣民的幸福和安寧全部被斷送，多少世代的成就毀於西徐亞和日耳曼蠻族之手。匈奴人在西部行省突然犯邊，然而早在40年前，哥特民族靠著武力，從多瑙河到大西洋打開一條前進的通道，讓後來更多的帶著敵意的部落，用更野蠻的方式達成入侵的目標。群體漂移的動機湮滅在遙遠的北國，深入觀察西徐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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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稱之為韃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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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遊牧生活，倒是可以說明這種破壞性遷移的潛在因素。

地球上的文明國家表現出不同的特色，關鍵在於合理運用還是濫用理性，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為習性和信念，構成歐洲人或中國人。本能較之理性更為直截了當地說明一切，四足獸的食慾也比哲學家的沉思更容易讓人領悟。人類之中的野蠻人部落，由於生存條件接近野獸，彼此之間具有強烈的相似性。他們的行為模式穩定不變，完全是天賦才能具有缺陷的必然後果。他們的需要、慾望和樂趣與野獸處於同樣的情況，而且還要繼續存在下去，食物和天候的影響極具威力，用以形成和維持蠻族的民族特性。當然，在進步的社會中會產生相當多的倫理因素，這種本能的要求就會受到阻止或抑制。

歷史上每個時代，在西徐亞或韃靼地方的廣闊平原上，獵人和牧人部落依水草而居。他們怠惰的習氣無法忍受耕種的勞苦，好動的天性拒絕定居生活的限制。綜觀歷史，西徐亞人或是韃靼人因所向無敵的勇氣和迅速無比的征服，獲得聞名於世的聲譽，亞細亞的帝位一再為北方的牧人所傾覆。他們用武力將恐怖和毀滅散佈到歐洲富裕進步和能征善戰的國家。這種狀況下，當然還要加上其他原因，冷靜的歷史學家不能一廂情願地用和平天真這些美好品德，來裝飾遊牧民族的浪漫色彩，必須勉為其難承認他們的習性和行為，更適合於堅忍和殘酷的軍營生活。為證明我的觀察無誤，要從兩個最主要的論點，對遊牧人和武士構成的民族加以說明：其一是他們的飲食和居住狀況，其二是他們的遊獵和部族的統治。古代的記錄用現代的經驗加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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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裡斯提尼斯河、伏爾加河和塞林加河的河岸，當地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跟過去相比，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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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北方遊牧民族的飲食和居住狀況

一個文明的民族通常以穀物或稻米為主食，雖然有益於健康，但僅能由農民辛勤的工作得到。有一些天生好命的野蠻人，居住在熱帶地區，靠著大自然的賞賜過著衣食無缺的生活。但是在北方的天候條件下，以畜牧為生的民族，只能依賴牛和羊群勉強度日。醫術高明的醫生能決定(要是他們能如此決定的話)人類的性情受肉食或素食的影響會到何種程度。無論食肉和殘酷是否有連帶關係，從任何觀點來衡量，不殺生對人性的建立還是有益處的。雖然有這種說法，但實際上在家庭中看到和動手屠宰牲畜，同情心所受的影響可說是微乎其微。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那些被歐洲文雅藝術掩蓋的令人反感的動物，在韃靼牧人的帳篷裡被毫無遮掩地宰殺。令人厭惡的宰殺動作卻一覽無遺。他們習慣於屠殺牛羊，以此作為每日的食物，血淋淋的肢體無須經過多少處理，就被毫無感覺的屠夫拿到餐桌上食用。在軍隊這個行業裡，特別是要指揮一支大軍，專門使用動物當食物明顯會產生實際的好處。穀物的運送不便而且易於敗壞，必然需要大型倉庫用來供應軍隊賴以生存的物品，使用大量的人員和馱獸，費盡辛勞進行緩慢的運輸。但是牛和羊群可以伴隨韃靼人行軍，保證提供充足的肉食和奶類，所經的地方絕大部分是未耕種的荒野，草類生長迅速而且繁茂，只有少數極為貧瘠的不毛之地，北方強壯的牲口只有在那裡才無法找到可用的牧場。韃靼人對飲食不講究，而且能忍受飢渴，可以增加牛羊供應的數量，延長使用的時間。他們靠著這些動物的肉為生，不管是宰殺還是因病而死都一律下肚，毫無差別。

在任何時代和國家，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文明社會一般都忌諱食用馬肉，但韃靼人貪吃的胃口特別嗜愛，這獨特的口味有助於軍事作戰的成功。西徐亞人的騎兵部隊主動積極，在距離遙遠的快速入侵行動中，通常都會帶著相當數量的備用馬匹，隨時用來增加速度，或是免於飢餓之苦。眾多的馬匹是發揮勇氣的泉源，使食物的供應不致匱乏。當韃靼人營地四周的秣草耗用殆盡，就宰殺大部分的牛，把鮮肉用煙熏過，或曬成肉乾，這樣做可以長久保存。在突發狀況下的緊急行軍，他們會為自己準備相當份量的乾酪球，或是堅硬的凝乳，食用時可溶在水中。堅忍的戰士靠著輕便飲食，維持很多天的精力，不致因缺糧而喪生。但是這種斯多噶派哲人奉行不渝、基督教的隱士極為心儀的戒除食慾的克制能力，蠻族接著就用暴飲暴食來補償。韃靼人把來自溫暖地區的美酒視為最喜愛的禮物和最貴重的商品。他們孜孜不倦從事的生產工作，是運用技術從馬奶中提煉發酵的烈酒，飲後很容易醉倒。無論是舊世界還是新世界的野蠻人，對於交替出現的饑饉和豐盛所帶來的興衰，身受其苦而深具經驗。就像獵食的動物，他們的胃已習慣於極端的飢餓和暴食，不會感到有任何不適。

一個社會進化到以農立國和崇尚武力的時代，成群的士兵和農夫散佈在廣闊的土地上，這是一片耕種過的地區。當好武的年輕希臘人或是意大利人，集會在同樣的旗幟之下，不論是保衛自己的領土，還是侵略鄰近部落的區域，必然已有很多世代悠然消逝。生產製造和商業貿易的發展過程，逐漸在城市的城牆之內聚集起一大群人，但是這些市民不再是士兵。技藝可以美化和改良文明社會的狀況，同時也會腐蝕軍事生活的習慣。

西徐亞人的遊牧方式看來可以結合簡樸和精練的不同優點，同一部落的個人可以經常集會，但是他們只聚集在一個營地裡。這些生性勇敢的牧人，相互之間有時共同勉勵，有時彼此競爭，就會激發天賦的本能。韃靼人的寓所不過是很小的廬幕，大致成卵形，居住的環境寒冷而污穢，年輕的男女混雜在一起。富人的大廈也不過是木屋而已，大小以能方便地裝置在大車上為準，可能要用一隊牲口來拖曳，數目多達二三十頭公牛。大群家畜白天放牧在鄰近的草地，到夜晚趕回來受到營地的保護。人與動物永遠聚合在一起，需要防止產生有害的混亂，在所分配的紮營地點，就得建立秩序和警衛，這是初步的軍事行為。

等到地區的牧草消耗殆盡，部落的牧人就像軍隊一樣，要開拔到新的牧場。這在遊牧生活中是例行工作，等於在演練作戰行動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項目，可以獲得這方面最實用的知識。位置的選擇依據不同的季節有常例可循，韃靼人在夏天向北方進發，把帳篷安置在河岸，至少也要靠近奔騰的溪流。冬天回到南方，營地選在山巒的後面，要能進出方便，避開從西伯利亞冰凍地區刮來的寒風。這種生活方式普遍為逐水草而居的部落所採用，等於把遷移和征戰的精神傳播開來。

人民和地域的關係結構脆弱不堪，經常為微小的意外事件而損毀。對真正的韃靼人來說，營地才是自己的家園，土地並不是。在營地的區域內，環繞著他的家人、同伴和財產。經過長距離的行進以後，他所熟悉的東西，或是那些他所喜愛或有價值的物品，仍舊在他的四周。渴望搶劫掠奪的慾念、抗拒束縛羞辱的性格、愛好自由不羈的生活，無論在哪個時代，都能用來驅策西徐亞人的部落，大膽進入前所未知的國家，盼望著發現更豐盛的物產、實力不足畏懼的敵人。

北方遊牧民族的變革通常會決定南方農業民族的命運，從中國的國境到日耳曼的邊界，敵對民族之間的衝突方興未艾，勝敗進退不停地流轉，永無止息。
[307]

 民族的大遷移受自然現象的因勢利導，易於反掌，有時則費盡千辛萬苦始克成行。韃靼地區雖然位於溫帶，但嚴酷的寒冷來自矗立的高原。特別是在東部，上升到海平面以上半英里的高度，到處都是鹽漬地，浸入土壤的濃度已達飽和。
[308]

 那些注入黑海、裡海和北冰洋的河流，不僅寬闊而且水勢湍急，到了冬季全部被凍結。田野覆蓋厚雪，無論是逃亡流離還是乘勝追擊的部落，他們帶著家人、大車和牛，在平整而堅實的地面上，安全橫越廣大的平原。


 三、北方遊牧民族的遊獵和部落的統治

與辛勞的農地耕種和生產製造相比，遊牧生活看上去要懶散得多。韃靼族群裡地位最尊貴的牧人，只把牛的管理這些家務事委付給俘虜，至於自己的生活則很少需要奴隸服侍或細心照顧，打發閒暇的時光不在於享受樂趣和滿足嗜好，而是花在更為暴力和血腥的狩獵上。韃靼地區的平原放牧強壯而耐久力極強的純種馬，很容易加以訓練用於戰爭和出獵。每個時代的西徐亞人都被稱譽為勇敢而精練的騎士，他們在馬背上穩如泰山，這是長年累月不斷騎乘的結果。就外鄉人看來，他們的日常生活與馬匹息息相關，吃喝睡眠都可不離馬鞍。他們在馬上使用長矛，認為技術是克敵制勝的主要武器。要拉開韃靼人的長弓需要有極其強大的臂力，沉重的箭矢可達成百步穿楊的效果，穿透力很強，難以抵擋。他們用弓箭射殺荒原中無害的動物，只要失去天敵，像野兔、野羊、麝獐、水鹿、麋鹿和羚羊之類的動物，很快就會大量繁殖。騎士和馬匹的活力和耐性，能夠不斷從事辛勞的追獵活動，豐富的獵物可以供應生活所需，也可成為韃靼人營地的奢侈品。

西徐亞獵人的成就不在殘殺膽怯而無害的野獸，他們要勇敢地面對憤怒的野豬、刺激動作遲緩的黑熊轉過身來攻擊追逐的獵人，也要逗引藏身在叢林裡的老虎，讓它凶狠地衝出來。只有危險才能帶來榮譽，他們可以在美麗的原野上狩獵，盡情展現勇武的精神，正好用來進行戰爭的預演，使之成為最好的訓練場所。韃靼的王侯感到驕傲和愉悅的活動，莫過於狩獵競賽，對人數眾多的騎兵部隊構成最富教育意義的演習。把圍獵的隊伍拉開來，形成範圍擴大到很多英里的圈子，將廣大地區的獵物圍在裡面。然後部隊從外圈向著中心點前進，在緊密的包圍下，捕獲的獵物被獵人用標槍任意射殺。出獵的行軍經常會連續很多天，騎兵部隊非得爬過山嶺、游過河流，迅速穿過山谷，才能在逐步展開的過程中，不違反預先規定的命令和序列；韃靼人將眼光投向遙遠的目標，加快腳步盡快趕到，養成劍及履及的良好習慣；保持適當的間隔，按照左右兩邊部隊的運動狀況，調整自己的步速不至超前或落後；注意接收以及傳送首領所發出的信號。他們的首領在這個演習場中，能夠磨煉戰爭藝術最重要的課程，對於地形、距離和時機做出及時和正確的判斷。只要將所學交替運用，同樣的耐性、精力、技巧和紀律，在實戰中可以拿來對付世仇大敵，狩獵的消遣活動為征服一個帝國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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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日耳曼人的政治社會，外表看來像是獨立無羈的武士自願組成的聯盟。西徐亞人的部落，現在的稱呼是「旗」，也因此而聞名於世，採用的形式像是人口眾多而日益興旺的家族。在後續的世代中，家族因同一血統家系，能夠繁衍綿延，生生不息。就是最卑賤和最無知的韃靼人，也把家譜當作無價之寶，很驕傲地予以長久保存。不論兩個人的階級差別有多大，這種差別主要是由個人的財富差距造成的社會貢獻不同而形成，雙方之間都會相互尊重，因為都是部落創始者的後裔。根據現在仍在流傳的習慣，部落會收養最勇敢和最忠誠的俘虜，或許這能解釋可能存在的疑慮，那就是廣義上的血緣關係，絕非只遵從法律的規範。但這種有用的偏見會產生真實的效果，因時間和輿論而獲得認可。

傲慢的蠻族對血緣上的首領表達樂意和自願的服從，他們的酋長或稱為穆薩，代表著他們的父輩，在平時執行法官的職責，戰時享有領袖的權威。在遊牧世界最早期的環境裡，每位穆薩(要是我們能夠使用這個現代的稱呼)執行自己的職責，相當於大家族中獨立自主的酋長。他們特有的領土是通過強大的力量或是彼此的認同而逐漸確定的，但是各種因素的不斷運作，有助於聯合到處漂泊的「旗」成為民族團體，並接受最高首領的指揮。弱者意欲獲得支持，強者有統治的野心，權力因聯合而變得更加強大，用來壓制或是吞併鄰近部落分散的力量。由於被征服者可以自由分享勝利的成果，最驍勇的酋長急著安排自己和他的追隨者，加入聯盟團體無法抗拒的旗幟之下。最有成就的韃靼君主取得軍事指揮權，憑著功勳和實力得到最高地位的頭銜，在同儕的歡呼聲中登上寶座。可汗的頭銜就亞洲北部的語言來說，表示全部包括在內的帝王尊榮。世襲繼承的權利長久以來限於有王國創始者血緣的後裔，現在所有的可汗，從克里米亞到中國的長城，全部都是偉大的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
[310]



領導好戰的臣民進入戰場是韃靼國君無可推卸的責任。無人認為幼兒有繼承王座的權利，有些皇親國戚以年齡或勇武著稱，被授予前任國君的刀劍和權杖。部落被課以兩種不同的定期稅收，分別被用來支付給國君和特定的酋長，以維持他們尊貴的地位。兩種稅收所奉獻的總額是十一稅，不論是財產還是戰利品。韃靼的君王享用人民十分之一的財富，由於自己牲口的價值成長速度較快，能夠維持宮廷樸素無華的場面以及對有身價或寵愛的追隨者給予報酬。這些人有時會拒絕嚴苛命令所具有的權威性，比起前者，施惠所產生的溫和影響力，更能獲得下級立即服從的效果。臣民的習性和首領一樣喜愛殺戮和掠奪，暴君的偏袒行為可能會激發文明民族的恐懼感，但在他們的心目中卻可以為之找到借口。

但是專制君王的權力在西徐亞的荒原中從來沒有得到過認可。可汗的直接管轄權只限定在自己部落的範圍內，皇家的特權因古老的部族會議制度而受到制約。韃靼人的庫利爾台，也就是節慶大會，定期在春秋佳日的平原之上舉行。統治家族的王侯、各部落的穆薩，帶著孔武有力、人數眾多的隨從，乘坐在馬背上參與集會。雄心勃勃的君王在詢問大家的意願以後，就可以校閱武裝民眾的實力。在西徐亞或韃靼民族的制度中可以發現封建政體的雛形，但是這些敵對民族之間的宿仇有時會造就實力強大的專制帝國。戰勝者脫穎而出，讓其他王侯處於從屬的地位，收取他們的貢金來充實戰爭資財。這些由遊牧民族組成的強大的專制帝國重視武備而增強他們的軍事力量，進而將征服行動擴展到歐洲或亞洲。而一旦征服了那些繁華的地區，北方功成名就的牧人屈從於藝術、法律和城市的同化力量，傳入的奢華生活在摧毀民眾的自由權利後，腐蝕帝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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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識丁的蠻族在經常性的遠距離遷移中，無法記錄年代久遠的歷史事件，現代的韃靼人根本不知道祖先的征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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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瞭解的西徐亞人歷史，是來自他們與文明的南方民族相互間的交往，像是希臘人、波斯人和中國人。希臘人在黑海上航行，沿著海岸建立殖民地，雖然不夠深入，還是能夠逐漸發現西徐亞人的大致情況。他們從多瑙河和色雷斯的邊界，一直遷移到冰凍的梅奧蒂斯海，那裡一整年都是冬天，而高加索山則被詩意地描寫成地上的終極界線。詩人以人云亦云的態度讚美遊牧生活的豪情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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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好戰蠻族的數量和實力能輕易地抗拒希斯塔斯皮斯之子大流士的大軍
[314]

 。他們這種唇亡齒寒之憂倒是有幾分道理。

波斯國王向西部征討，一直到多瑙河的兩岸以及歐洲部分的西徐亞邊界，帝國的東部行省暴露在亞洲的西徐亞人眼下。平原上野性未馴的居民越過烏滸河和藥殺水兩條大河，前進路線直接指向裡海。伊朗人和圖蘭人之間經久不息的交鋒，令人難以忘懷，成為歷史和傳奇的最佳題材。羅斯坦和阿斯芬迪爾是神話人物，也是波斯的民族英雄，保衛自己的國家對抗北方的阿法拉斯亞人，同時也傚法蠻族絕不服輸的精神，就在這一片地方，力拒居魯士和亞歷山大所向無敵的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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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臘人和波斯人的心目中，西徐亞的真正地理位置是這樣的：東邊以伊穆斯山或卡夫山為界。亞洲那些難以逾越的絕境和人跡罕至的景色，則為無知所掩蓋，或因杜撰的想像之詞而使人迷惑不已。但是這些難以抵達的區域，早就安居著一個勢力強大、文明發達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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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按照傳統的說法，可以追溯到40個世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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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按照確切的有歷史學家記載的文字來看，
[318]

 也仍有近2000年之久。中國的歷史詳盡地記錄了遊牧部落的狀況和變革，但仍然使用含混的名字稱呼他們，像西徐亞人或韃靼人。這些部落是偉大帝國的臣屬與敵人，有時也成為征服者。帝國政策始終保持不變，就是要抗拒北方蠻族，免於他們暴虐慘烈和玉石俱焚的侵略。從多瑙河河口到日本海，西徐亞的疆域橫跨經度達110度，對比之下，已超過5000英里。這片廣袤曠野的緯度則很難測定，如果從北緯40度接觸到中國的長城算起，向北面不斷推展達1000英里，直到為西伯利亞的酷寒所阻。在這個極度寒冷的凍原，見不到生氣勃勃的韃靼人營地，只有輕煙從地面或雪堆中飄出，顯示通古斯人或稱薩莫耶德人的地底住所。由於土地無法充分供應所需的馬匹和牛只，他們使用馴鹿和大型犬類，取代馱獸的原有功能。這些地球上最凶狠的征服者，逐漸退化成猥瑣而軟弱的族群，聽到兵刀的聲音就顫抖不已。


 四、匈奴的興起以及對中國的征戰和敗亡(201 B.C—93 A.D.)

匈奴人在瓦倫斯統治時期威脅著羅馬帝國，更早的時期則在中華帝國所向無敵。他們古老的根據地也可以說是發源地，是一片面積廣袤的區域，雖然乾旱而貧瘠，卻正好位於長城的北面，現在是蒙古49個旗的領地，每個旗是一個草原的部落。這個遊牧民族一共有20萬戶人家，孔武有力的匈奴人擴張狹窄的疆域。粗野的酋長獲得「單于」的稱號，逐漸成為這個橫掃歐亞大帝國的征服者和君主，所向無敵的軍隊向東的擴張只受到海洋的阻擋。那些在黑龍江和極遠的朝鮮半島之間稀疏散佈的部落，被迫追隨著匈奴人的旗幟。他們在西邊靠近額爾齊斯河的源頭以及伊穆斯山的谷地，發現了水草豐美的瀚海和為數甚眾的敵人。單于有名部將在一次遠征中降服了26個國家，伊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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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韃靼族群中以使用文字而名聞遐邇，成為統治下的屬國。

說來湊巧，一個流浪的部落逃離匈奴人的統治後，進入了波斯人的疆域，迫得入侵敘利亞的帕提亞人將戰勝的軍隊撤回。在北邊以大洋作為匈奴人勢力範圍的界線，沒有敵人可以阻止他們的前進，當然也找不到證據可以用來反駁他們的誇耀之詞：只有他們真正征服了西伯利亞冰天雪地的廣大世界。當然其中也不乏他們的想像。北海成為帝國最遙遠的邊界，這個「北海」指的可能是貝加爾湖，愛國的蘇武曾在湖岸邊牧羊。
[320]

 這是個面積很大的盆地，長度超過300英里，所以才不願使用湖來做名字。
[321]

 還有幾條大河像安加拉河、通古斯河和葉尼塞河，從大湖流出可以直通北方的海洋。很多遙遠國家的降服，使得單于的氣焰高漲，但是他都不把這些小國放在眼裡，匈奴人的英武作戰，只為了享用南方帝國的財富和奢華。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終於構建起長達1500英里的長城，以防衛邊疆，抵抗匈奴的入侵，但這樣一個在世界地圖上據有顯著位置的偉大工程，卻沒有起到保護人民的應有功能。單于的騎兵通常有二三十萬人，弓馬之熟諳舉世無雙，歷經嚴酷天候之考驗，機動的速度極為驚人，連高山峻嶺、長江大河都無法阻擋他們的大舉入侵。

匈奴立即從正面發起快速的攻擊，使戰術精巧卻行動遲緩的中國軍隊來不及反應，張皇失措毫無還手之力。漢高祖劉邦出身行伍，靠戰功登上帝座，率領逐鹿天下所訓練出的百戰王師，出兵與匈奴相抗衡(200 B.C.)，結果被夷狄大軍圍困七日，毫無突圍的希望，只能依靠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才被釋放歸國。後續諸帝竭盡全力，善用各種籠絡手段謀求和平，又大興土木起造宮殿，以致國勢凌夷而羞辱不堪。朝廷很快認識到軍隊和防禦工事已不足恃，而且很輕易相信，當烽火在不同的地點燃起，即使軍隊枕戈待旦，日夜不懈，也會因疲於奔命而不堪一擊。為了在局勢不穩的狀況下維持暫時的和平，條約規定支付定額的金錢和絲綢。就像後來的羅馬人一樣，中國皇帝因權宜之計而甚為苦惱，就用禮物和賞賜的名義，來掩飾讓人感到羞辱的貢金。但是這裡面還有比貢金更為難堪的項目，而為天理人情所不容。蠻荒之地的生活艱苦，嬰兒在出生時要是體格不夠強壯，在幼年時期很容易夭折，使得兩性之間的數量根本不成比例。韃靼人是面貌醜陋體態笨拙的種族，把自己的婦女看成勞動和處理家務的工具，他們貪色的慾念要享用更文雅的美人。中國每年挑選一群嬌麗的少女，奉獻給舉止粗魯的匈奴人，靠著皇室親生或收養的女兒，與傲慢的單于聯姻，以穩固雙方的結盟關係。這樣一來，皇室神聖不可侵犯的血緣，在無形中便受到污染。有位中國公主成為可憐的犧牲品，就把這種處境用長詩表達出來，為她的父母將她遠適異國，嫁與夷狄為妻而長吁短歎，為飲唯酪漿、食唯腥膻、居唯廬幕而恨聲不絕，希望能變成一隻歸雁飛回自己的故鄉，充分表達出千秋萬世永無止息的哀怨之情。

中國在歷史上有兩次被北方的遊牧民族征服，匈奴人的實力並不輸於蒙古人或女真人，他們抱著很大的野心，對成功充滿樂觀的希望，但是實力強大的漢朝，終於在第五代的漢武帝時，運用武力和政策，挫了敵人的銳氣，阻止蠻族南下牧馬。他在長達54年的統治期間(141 B.C.—87 B.C.)，平服南方各省的苗族，讓他們接受法律和文教的治理，並擴展帝國古老的邊界，從南邊的長江一直擴張至廣東的口岸，不再將自己局限於怯懦的防衛作戰。他的部將深入匈奴的國境數百英里。在杳無邊際的沙漠，因為不可能構建倉庫，且很難運送足夠的糧食，漢武帝的大軍一再陷入難以忍受的困境之中，14萬士卒出征掃蕩敵人，只有3萬人安全歸來。但巨大的損失也獲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和光輝的勝利，中國的將領統率部隊沉著應戰，運用戰車克敵，加上韃靼人輔助部隊的效命，在戰力上獲得了很大的優勢。單于的部隊因睡眠和貪飲在營地被奇襲，英勇的匈奴國王突圍而去，留下1.5萬名臣民在戰場任憑宰割。

但這場重大的勝利以及前後很多次血戰，對於摧毀匈奴人勢力所做的貢獻，依然比不上有效的分化政策，後者使各屬國不再服從匈奴的命令。漢武帝和後續各帝運用武力威脅和各種承諾的利誘，使在東方和西方的相當多的部落不再承認單于的權勢。這些部落把自己看成帝國的盟邦或屬國，全部成為匈奴不共戴天的仇敵(70 B.C.)。還有大量生性蠻橫的人民，被安置在長城之內，成為中國一個人口眾多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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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就相對削弱了匈奴原本的勢力。臣民的背離和內戰的困惑，最後使得單于放棄了獨立君王的尊榮，不再是一個充滿尚武精神的國家。他在首都長安的朝會上，當著部隊和官員的面，接受皇帝賜予他的封號和各種賞賜，雖然有別於獻俘的凱旋，但這依然算是中國人最為自負的勝利(51 B.C.)。有一座壯麗的宮殿作為接待之用，他的爵位在皇室所有皇子之上，夷狄之君有限的耐性全都用來應付宴會的禮儀，其中包括八道肉食和九段莊嚴的音樂。他為了善盡職責，跪在地上向中國皇帝表示臣服，用自己和子孫的名字立下效忠的誓言，很感激地接受印信，作為合法屬國的章紋和標記。

在這次恥辱的歸順以後，單于有時還會背棄聯盟的關係，抓住有利時機進行戰爭和掠奪，但是匈奴的君主政體逐漸衰微，後來發生內爭而分裂，變成兩個敵對的王國(48 B.C.)。其中一國的君王受到恐懼和野心的驅策，率領8個旗，大約由4萬或5萬戶家庭組成，投奔到南方。他獲得「單于」的稱號，被劃給適於生存的區域，那片區域位於中國北方各省的邊緣，一直作為附屬為帝國提供服務，等到勢力衰弱以後，還要求帝國為他復仇。自從分裂造成致命的傷害以後，北方的匈奴處於積弱不振的局面長達50年之久，這時他們受到外部和國內敵人的雙重壓迫。有塊巨大的石碑上刻著驕傲的文字，豎立在一座高山之上，向後世子孫昭示，中國軍隊進兵700英里，攻入敵人的心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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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卑人是東方韃靼種族的一個部落，他們立誓要向匈奴報復過去所忍受的傷害和恥辱。經過1300年的統治以後，在公元1世紀末葉，單于的權力完全遭到摧毀(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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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匈奴人向西遷移及其產生的影響(100—300 A.D.)

戰敗的匈奴人受到所處位置和狀況的影響，各自的命運產生很大的變異。
[325]

 大約有10萬最貧窮而毫無志氣的民眾，對原有的家園感到滿足，就放棄了自己的姓氏和身份，與鮮卑這個獲勝的民族混雜在一起。58個旗大約有20萬人，他們認為即使要過奴役生活，也要獲得更有利的位置，就退到南邊懇求中國皇帝的保護，獲準定居下來，以守衛陝西省最遙遠的邊界和鄂爾多斯地區。但是匈奴人最有實力而好戰的部落，在氣運不利的狀況下，還能保持祖先大無畏的精神。西方世界為他們的英勇而門戶大開，他們在世襲酋長的領導下，決定要發現並降服遙遠的國家，到達鮮卑人的武力和中國人的法律所不及之處(100 A.D.)。他們所選定的遷移路線，很快讓他們越過高峻的伊穆斯山脈及中國的地理邊界之外。

我們很明顯地看出，這次勢不可當的遷移行動，分為兩個主要的方向，一個直指烏滸河，一個對著伏爾加河前進。在裡海的東側，肥沃多產、面積廣大的粟特平原上，他們建立了第一個有統治權的墾殖區，他們保持了匈奴人的名稱，也獲得了優泰萊特人或尼泰萊特人的稱呼。他們的生活習慣已經較為馴順，因為長久居住於溫和的氣候和富裕的行省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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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面貌也逐漸改變。須知這個行省還保留著對希臘藝術的模糊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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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因皮膚的顏色而獲得「白匈奴」的外號，很快放棄了遊牧生活。戈爾戈是國王的居住地，又稱卡裡斯姆。國王可以對服從的人民行使合法的權威，享受短暫的繁榮和興旺。由於粟特人的勤勞工作，他們能夠維持奢華的生活。然而他們唯一留存的古老野蠻習性，是把所有曾分享君王恩典的侍從，全部活埋在同一座墓穴為君王陪葬，人數可能多達20個。

匈奴人鄰近波斯的行省，為了爭權奪利經常被捲入血腥的鬥爭。但是他們在平時遵守條約的規定，戰時用人道的行為對待敵人，普遍獲得大眾的尊敬。他們對佩魯西斯或稱菲魯茲的作戰，獲得了令人難忘的勝利，不但展現出蠻族的武勇，也表露出溫和節制的態度。

匈奴第二支族人逐漸向西北方發展，歷經寒冷天候的艱辛，克服勞苦困難的行程，迫於惡劣的生存環境，他們不得不拿出中國的絲綢，來交換西伯利亞的毛皮。他們的文明生活僅限於初期階段，現在被歲月抹去所有的痕跡，匈奴人天生凶狠的性格，在與野蠻部落的交往過程中，受到刺激更為變本加厲。這些野蠻的部落就某些行為來看，與荒漠的野獸沒有多大區別。他們具有獨立不羈的氣質，拒絕接受單于的世襲繼承製度，每個旗由特別選出的穆薩(或稱為旗主)來治理，由穆薩組成喧囂的會議掌管全民族的公共事務。遲至13世紀獲得「偉大的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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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稱呼，才在歷史上證實這個國家的存在，他們這時還暫時居住在伏爾加河東岸。他們在冬季帶著牲口前往這條大河的入海口附近，夏天逐水草抵達薩拉托夫的高緯度區域，或是卡馬河的合流處。這些地方如今(指18世紀)是卡爾梅克人的邊界，他們在俄國保護下已有1個世紀之久。還有些人又回到中國邊界附近他們原來的發源地。這些四處漂泊的韃靼人無論是離開還是回歸，聯合在一起的營地，包括5萬個廬幕或家庭，展現出古老匈奴人的遠距離遷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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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匈奴在中國人眼中消失，到出現在羅馬人的面前，幾百年時光轉瞬而過，這段時間的歷史陷入黑暗，無人知曉。不過，我們倒是可以得知是同一股力量逼得他們離開本鄉本土，不斷向著歐洲的邊界前進。鮮卑是匈奴人不共戴天的世仇，勢力之大從東到西橫跨30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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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奴無法力敵這個鄰居，逐漸感受到強大的壓力和恐嚇；西徐亞人的部族也不敵鮮卑人大敗而逃。對匈奴而言，潰逃的西徐亞人可以增加自己的實力，但同時也縮小了既有的疆域。讀者要是不瞭解這個民族，光是聽到名字就會感到刺耳，因此在進入主題之前，有若干關鍵之處不能避而不提。

首先就是北匈奴因為南匈奴的滅亡，而獲得了相當的人力增援，這是3世紀發生的事件，當時的南方地區全部都被納入中國的版圖；其次是英勇的戰士遠離家園，是要獲得自由的樂土，尋找冒險犯難的鄉親；再者是他們因興旺繁榮而分為較小的部落，一旦時運不佳遭遇困難，自然就會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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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帶著牛馬牲口、妻子兒女、隨從盟友，一起遷移到西方的伏爾加河地區。接著放膽前進侵入阿蘭人的國土，而阿蘭人是一支遊牧民族，一度佔領並蹂躪廣闊無垠的西徐亞曠野之地。位於伏爾加河與塔內斯河之間的平原，上面散佈著阿蘭人的帳篷。但是他們的聲名和習慣隨著征戰的勝利，擴展到廣大的區域，阿加瑟西和格洛尼這些喜歡在身上彩繪的部落，被擊敗成為阿蘭人部屬。他們向北發展，深入西伯利亞的凍土地帶，處於當地的野蠻人當中，那些野蠻人在暴怒或飢餓時，習慣以人肉為食。他們向南進犯，一直推進到波斯和印度的邊界。混合薩爾馬提亞人和日耳曼人的血統，改進了阿蘭人的容貌，黝黑的皮膚變得較為白皙，尤其是頭髮成為淡黃色，這在韃靼人的種族中很少見。他們與匈奴人相比，體形面容不會那樣醜陋不堪，行為習性也不會那樣殘忍粗暴，但是在英勇無畏和放任不羈的精神上，一點都不輸他們的對手，而且他們熱愛自由，所以拒絕使用家養的奴隸。由於他們愛好武藝，認為人類最愉快和最光榮的事務，莫過於戰爭和掠奪。他們將固定在地面上的一柄出鞘的彎刀作為宗教崇拜的唯一對象，敵人的頭皮是最有價值的馬飾。他們用憐憫和蔑視的眼光來看待膽怯的戰士，只有這種人才會期望活到老死之齡，才會忍受纏綿床榻的病痛。匈奴人和阿蘭人的兵力在塔內斯河兩岸遭遇，雙方就勇氣來說勢均力敵，但是總得分一個高下。匈奴人在血腥的鬥爭中佔了上風，阿蘭的國王被殺，被擊潰民族的餘眾一哄而散，通常不是逃走就是投降。有一群自行流放的族人，在高加索山脈的深處，位於黑海和裡海之間，發現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當年的姓氏和獨立自主的精神。另外一個族群本著大無畏的勇氣，向著波羅的海的海岸前進，與北方的日耳曼部落結合在一起，入侵羅馬帝國位於高盧和西班牙的行省，分享所獲得的戰利品。但是絕大部分阿蘭人還是加入匈奴人帶來榮譽和利益的聯盟，而且匈奴人尊敬運道不佳但勇氣十足的敵人，成立聯盟可以增加兵員的數量和作戰的信心，共同侵入哥特帝國的疆域。


 六、哥特人被匈奴人擊敗懇求羅馬保護(375—376 A.D.)

偉大的赫曼裡克據有的領土從波羅的海延伸到黑海，壽至頤期而又威名顯赫，漫長的壽命讓他可以享受勝利的成果。當他獲得警報，說一群聞所未聞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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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雷霆萬鈞之勢快速接近時，他的野蠻臣民將這些入侵的人稱為「蠻族」，不能說沒有道理(375 A.D.)。驚慌失措的哥特人看見自己的田園和村莊被焚燬，家人慘遭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對於匈奴人的兵員數量、作戰實力、快速行動和殘酷無情，不僅感到畏懼，而且加以誇大。除了強大的軍事勢力給他們的帶來恐懼以外，匈奴人尖銳刺耳的喊叫、粗魯古怪的動作以及醜陋畸形的容貌，更引起人們的驚愕和厭惡。要是將這些野蠻人拿來與野獸做比較(從圖畫上看有些相似)，差別只不過是用兩條腿走路而已，何況姿態還極為不雅；他們奇形怪狀的身材，就跟古代放在橋頭的地界神一樣，是一塊矮墩墩的石碑。他們有寬闊的肩膀、扁平的鼻樑、小小的黑眼睛陷在深凹的眼眶裡，幾乎都不留鬍鬚，所以無法享受年輕時短髭的風流瀟灑和年邁時長髯飄然所帶來的尊敬，只能從這些方面與別的人種有所區分。這個民族的起源帶有神話的性質，與他們的外形和習慣很相配。傳說古老的女巫全身惡臭從事死亡的勾當，被人類社會所驅除，就在沙漠裡與地獄的精靈交媾，這種受到詛咒的結合，產生的後裔就是匈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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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充滿恐懼和荒謬無比的傳說，懷恨在心的哥特人倒是深信無疑，但是，在滿足自己恨意的同時，無形中更增加了恐懼感。惡魔和女巫的後代，必然繼承了不可思議的神奇能力和兇惡不祥的性格作風。

赫曼裡克為了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準備組成哥特人的聯軍，但是立刻發現那些臣屬於他的部落，過去一直受到高壓統治，深感憤憤不平，現在不僅不願擊退來敵，反倒支持匈奴人的入侵行動。羅克索拉尼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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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酋長，已經背叛赫曼裡克的陣營。他的妻子雖然無辜，還是受到殘酷暴君的嚴詞指責，被處以五馬分屍的極刑。慘死的婦人有一群兄弟，要找機會為她報仇。年邁的哥特國王被他們用短劍圍攻，嚴重的傷勢使他纏綿在床榻之上，虛弱的身體妨礙到戰事的指揮和進行。由於哥特人各個部落之間心懷鬼胎不斷發生爭執，全民會議陷入一片混亂之中。赫曼裡克在絕望中死去，治理國家的大權落在威悉默的手裡。在一些西徐亞人傭兵部隊的協助下，他雖然實力不足，但還是勉強維持著與匈奴人和阿蘭人相抗衡的局面，直到在一場決定性的會戰中，戰敗被殺為止。東哥特人只有認命降服，從此以後，就連阿蘭人的王室階層，都被傲慢的阿提拉看成手下的臣民。沖齡國王威特裡克被阿拉瑟烏斯和薩弗拉克斯救出來，這兩位積極進取的武士用行動證明了他們的英勇和忠誠。東哥特人那些不願受奴役的餘眾，在這兩位武士的指揮下，小心翼翼地向著達納斯圖斯河前進，這條巨川又叫德涅斯特河，現在正好分隔土耳其和俄羅斯兩大帝國的疆域。

在西哥特人這方面，生性謹慎的阿薩納裡克非常重視自身的安全，就把西哥特人的營地設置在德涅斯特河的兩岸，他懷著堅定的決心要反抗勝利的蠻族，但是自認目前以不激怒對方為宜。匈奴人受到大批行李和俘虜的拖累，無法保持以往正常的行軍速度，但他們運用軍事技巧來欺騙阿薩納裡克的部隊，讓對方幾乎陷入全軍被殲的命運。西哥特人的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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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德涅斯特河兩岸，匈奴人大量騎兵部隊趁著月明之夜，在可以徒涉的位置渡河展開包圍攻擊。在這種狀況下，一切作為全部無濟於事，西哥特人只有向多山的地區撤退。胸有成竹的哥特將領擬訂深謀遠慮的計劃，進行之後的防衛作戰，準備運用普魯斯河和多瑙河之間的山地，構成堅固的防線，要從匈奴人破壞力極強的入侵行動中，確保這片廣大而富饒地區的安全，這塊地區也就是現在所稱的瓦拉幾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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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西哥特的士師所懷抱的希望和安排的措施全部落空，那些全身顫抖的同胞非常焦急，為恐懼所驅策，認為只有多瑙河才是他們唯一的保護傘，可以把他們從所向無敵、在後追趕的匈奴人手中救出來。整個民族在弗裡提根和阿拉維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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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領導下，很倉促地向著這條大河的河岸前進，懇求東部的羅馬皇帝給予保護。阿薩納裡克戰敗後，擔心會犯下通敵的罪行，帶著一群忠實的部下，向著考卡蘭這個多山地區退卻。在外斯拉夫尼亞難以穿越的森林掩護下，安全可以確保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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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倫斯結束高盧戰爭，獲得相當的榮譽和成就以後，帶著大批人馬穿過亞細亞的疆域，最後將行宮設置在敘利亞的首府。他在安條克花了5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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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相當安全的距離以外，注意觀察波斯國王帶有敵意的企圖；阻止薩拉森人和伊索裡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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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搶劫行動；用理性的態度和有力的論證，力行阿里烏斯教派的神學信仰；並且採用處決有罪者和濫殺無辜的手段，以去除心中的疑懼。瓦倫斯派往駐守多瑙河的文職官員和武將送來重要的情報資料(376 A.D.)，使他極為關注當前的狀況。據報帝國的北方掀起了一場劇烈的動亂，局勢極為動盪不安，匈奴是個來歷不明的民族，極其邪惡凶狠，入侵的行動已摧毀哥特人的武裝力量。前來懇求瓦倫斯收容的群眾原本是好戰的土著，慘遭打擊以致尊嚴掃地以後，被逼絡繹不絕地來到多瑙河河畔，隊伍的橫向寬度達若干英里。他們高舉雙手，聲淚俱下，痛悔以往的不幸和當前的危險，將獲得安全的希望寄托於羅馬政府的寬大處置上。並且他們鄭重提出聲明，只要皇帝仁慈為懷，允許他們墾殖色雷斯的荒地，他們基於責任道義和受恩之深重，必定自我約束，嚴守國家法律，防衛帝國疆域。哥特人的使者急於從瓦倫斯的口中獲得決定同胞命運之答覆，承諾對上述的保證奉行不悖。

瓦倫提尼安在前一年逝世(公元375年11月17日)，東部皇帝無法獲得兄長睿智而極具權威的指導。哥特人的狀況亟須當機立斷，無奈手下的寵臣膽小怕事，以為拖延不決和含糊其詞才是最穩靠的辦事方法，瓦倫斯終於為群臣所誤。只要人類還存有好惡之情和利害之心，有關戰爭與和平、正義與政策等問題，就會一直在會議中爭辯不休，這些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問題也一直是近世所深思熟慮的主題。當大量蠻族受到絕望和饑饉的驅使，懇求在一個文明國家的疆域內定居，到底是同意還是拒絕，就其合理性和危險性所做的考量，瓦倫斯卻不曾請教當時歐洲最有經驗的政治家，聽聽他們有何高見。有關國家安全之重大議題，瓦倫斯完全交給手下的大臣討論。他們當然會深感困擾而產生意見分歧，但是很快就達成了默契，提出一項極為中聽的意見，以投合君王傲慢自大而又怠惰貪婪的性格。那些被授予禁衛軍統領和將領頭銜的「奴隸」，對於此次哥特人大遷移帶來的嚴重後果，不是等閒視之，便是漠不關心。要知這與以往在帝國邊陲地區，建立局部而臨時的殖民區，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他們稱這是上天賜予的恩惠，能夠讓羅馬掌握來自地球上遙遠國度的為數眾多又難以征服的外籍軍隊，可用來拱衛瓦倫斯的寶座，同時據以減少行省年度徵兵員額，收取省民大量黃金作為補償費用，以充實皇家財源。哥特人的懇求得到批准，宮廷接受他們效力，命令很快頒給色雷斯行政區的各行省總督和軍方將領，令他們對大量人員所需的交通和給養，完成必要的準備，同時將哥特人安置在適當地區以供未來定居之用。不過，皇帝的恩典附帶兩項嚴苛的條件，就羅馬人而言，審慎處理是正當的要求，而不滿的哥特人處於困境也只有接受。那就是他們在越過多瑙河之前，先要解除武裝；還要把子女留下，分送到亞細亞各行省接受教育過文明生活，他們被作為人質，以保證父母的忠誠。


 七、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遭受嚴苛的待遇(376 A.D.)

遠距離的協商一定會耽誤時間，有一群哥特人缺乏耐心，在懇求沒有得到羅馬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就想先行渡過多瑙河。他們的行動被佈置在沿岸並嚴加戒備的部隊發覺，蠻族的先鋒被擊退，蒙受相當的傷亡。然而在瓦倫斯統治之下，國務會議經常表現出怯懦的一面。像這次處理蠻族事件，勇敢的軍官為國家服務盡職盡責，結果受到免職的處分，能夠保住性命已是萬幸。皇帝的敕令終於下達，要運送整個哥特民族渡過多瑙河，但是要執行這個命令，就得完成艱辛而困難的工作。流經此地的多瑙河，河面的寬度在1英里以上，而且連日大雨使得水位暴漲，不少人在渡河途中被急流沖走，遭到溺斃。一支龐大的船隊由各型船艦和獨木舟組成，已經完成整備，日夜在兩岸之間穿梭運輸，不知疲勞地辛勤工作。瓦倫斯的下屬要竭盡所能，不讓一個蠻族留在對岸，誰知這群人竟會顛覆羅馬的基礎。原來的構想是要準確計算渡河的人數，但是負責這一工作的官員在實際操作中卻發現，要完成這項永無止境的工作根本不切實際，只有半途而廢。

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大軍，長久以來被認為是不經的傳說，只是古人的誇大之詞，但是世人只要看到目前的景況，就可證明，那個時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完全是據實記載。相關的證據顯示，渡河的哥特武士有20萬人，要是再加上相當比例的婦女、兒童和奴隸，包括男女老幼在內總數將近100萬人，極其龐大的群眾形成無與倫比的遷移行動。哥特人的兒童要與平民大眾分離，尤其是出身高貴階層的小孩更是如此，一點都不耽擱地就被送到遙遠的地點，在那裡居住，接受教育。無數的車隊載運人質或俘虜通過城鎮時，行省屬民看見他們穿著華麗的服飾，具有強壯而勇武的體魄，感到驚愕不已，難免產生羨慕之心。對羅馬人極為重要的協定，為哥特人帶來羞辱，他們就想盡辦法加以規避。

蠻族認為武器是榮譽的標誌，也是安全的保障，打算付出代價，讓好色和貪財的軍官能夠接受。於是生性傲慢的武士為了保有武器，勉強同意拿妻子和女兒供羅馬人淫樂。美麗少女或俊俏孌童的誘惑，使檢查人員大開方便之門。有人還不以此為滿足，要染指新盟友的華麗地毯和亞麻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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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濫用職權，不惜巧取豪奪，讓自己的農場塞滿牲口，住宅充斥奴隸。哥特人手執武器也獲准登船，等到集結在對岸，巨大的營地滿佈下梅西亞的平原和山丘，就像大軍壓境一樣，帶來殺氣騰騰的敵意。阿拉瑟烏斯和薩弗拉克斯是東哥特人的首領，也是幼君的監護人，隨後出現在多瑙河北岸，立即派遣使者趕赴安條克宮廷，請求給予他們西哥特人所獲得的待遇，他們同樣會答應歸順並且感恩圖報。瓦倫斯斷然拒絕，使東哥特人中止南下的行動，這顯現出了宮廷的懊惱、疑慮和恐懼。

所謂的蠻族是毫無紀律而且居無定所的未開化群體，需要用最堅定的意志來協調，最巧妙的方式來管理。將近100萬額外的臣民，要供應他們每日生活所需，工作必須極為勤奮又要毫不懈怠，何況經常會遭到失誤和意外的干擾。哥特人要是感覺到自己成為畏懼或藐視的對象，不是無理取鬧就是氣憤填膺，促使他們採取極端的手段，因而國家的命運取決於瓦倫斯的將領是否謹慎和正直。在這個重要關頭，盧庇西努斯和馬克西穆斯負責色雷斯軍政府諸般事宜。豈知兩人利慾熏心，稍有中飽私囊的機會，便置一切公益於腦後。唯一可減輕他們罪行之處，在於他們毫無能力察知種種倒行逆施竟會招致嚴重的後果。他們非但未能遵奉君主的命令，以慷慨好施的作為滿足哥特人的要求，反倒對飢餓的蠻族所急需的用品，課以毫無人性的重稅。腐臭粗劣的食物售價高昂，市場不供應衛生而足夠的糧食，倒是充斥著狗肉和病死的不潔動物。哥特人要獲得1磅麵包，需要放棄一個實用而所費不貲的奴隸，用10磅貴重而已無用的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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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購小量肉類。一旦耗盡家財，就要靠著鬻兒賣女維持最低生活。雖然他們酷愛自由，每個哥特人都想保有這種胸襟，但是在無可奈何之時，只得屈從於令人喪氣的格言：子女與其死於無望之境，不如苟活於奴役之身。有名無實的恩主，向他們討債的種種暴虐行為，令人最為憤慨，何況那點恩情早被隨之而來的傷害所抵消。不滿的情緒在蠻族的營地逐漸滋長，他們訴說著自己的忍耐和盡責，到處懇求希望獲得更好的生活，但並沒有結果，最後只有大聲抱怨，從新盟友那裡得到冷酷無情的待遇。在這個肥沃而豐收的行省，舉目所見是一片富裕的景象，然而他們卻因人為的饑饉，身受不堪負荷的苦難。

自從帝國的貪官讓受傷害的民族可以保有和使用武器，他們不僅掌握自救的手段，也有報復的工具。喧囂的群眾不會掩飾他們的情緒，抗議就是反叛的徵候。盧庇西努斯和馬克西穆斯不僅怯懦而且自知犯下大罪，這時起了警惕之心。這些狡猾的大臣運用巧妙的手法，把御前會議中集思廣益所定出的政策，以暫時的權宜辦法來取代，想將哥特人從帝國邊陲的危險位置分散開來以後，送到內陸各行省的軍隊駐紮地點。由於他們自知自己不值得蠻族尊重或信任，很快從各地召集軍隊，對於群眾緩慢而拖延的行動，用武力加以催促。然而這些蠻族對於身為羅馬的屬民，並未否認其名分和責任。瓦倫斯的將領，現在把全部注意力投向心懷不滿的西哥特人，對於構成多瑙河防衛要點的船隻和工事，非常大意以致疏於戒備。阿拉瑟烏斯和薩弗拉克斯很焦急地等待機會，好擺脫匈奴人躡蹤追擊，他們發現羅馬人產生了重大的疏失就善加利用，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盡快獲得木筏和船隻上。東哥特人的首領很順利地將幼主和軍隊運到對岸，在帝國的領域內形成獨立而帶有敵意的陣營。


 八、哥特人叛亂及與羅馬帝國的爭戰(376—377 A.D.)

阿拉維烏斯和弗裡提根擁有「士師」的稱號，無論平時還是戰時都是西哥特人的首領，權威來自他們的門第，得到國人的認可和擁戴。在承平時期，兩人的權勢和地位相當，等到國人受到飢餓和高壓痛苦，才識高人一等的弗裡提根負起軍事指揮之責，依據公眾利益行使被授予之職權。他在抵抗暴虐政府的傷害和侮辱，完成世人公認的正當行為之前，一直約束著西哥特人暴虎馮河的衝動，也不會為博得公正和穩健的虛名，犧牲任何實際的利益。他深知團結哥特人的力量在一個旗幟之下，所能產生的優勢和好處，於是暗中與東哥特人建立友情。就在他信誓旦旦表示絕對服從羅馬將領時，哥特人的部隊開始慢慢向梅西亞諾波裡斯前進。這個城市是下梅西亞的首府，離多瑙河約有70英里。就在這個決定生死存亡的地點，雙方之間仇恨的火花點燃了無法撲滅的熊熊烈焰。

盧庇西努斯邀請哥特酋長參加豪華的飲宴，身強力壯的扈從全副武裝留在宮殿的入口，但是各處城門戒備森嚴，堅持不讓蠻族在貨物充足的市場購物。然而他們認為自己具有臣民和盟友的身份，就應該有這份權利。這些扈從卑辭請求同意，城門的守衛卻以無禮和嘲笑的口吻加以拒絕。雙方的忍耐終於達到了極限，市民、士兵和哥特人發生了激烈的口角和對罵，接著互相毆打，很快舉起刀劍，在意外爭執中流出的鮮血，成為長期毀滅性戰爭發起的信號。在喧鬧而縱飲的歡宴中，有位傳令兵私下向盧庇西努斯報告，很多士兵被殺，武器被奪。這時他飲酒過量，睡意很深，竟然下達輕率的命令，要殺光弗裡提根和阿拉維烏斯的衛士，以為死者報仇。騷動的叫聲和垂死的呻吟驚醒了弗裡提根，意識到自己正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他就像一位英雄那樣具有冷靜和無畏的精神，他知道要是再給敵人考慮的時間，做好採取行動的準備，那他就必定會死無葬身之地。哥特人的領袖用堅定而穩重的語氣說道：「雙方因細故發生爭吵，看來已經擴大。只有保證我們的安全，運用我們的權威，才能緩和這場騷動，否則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講完話以後，弗裡提根和他的同伴拔出長劍，不受阻攔地穿過擠滿群眾的宮殿、街道和城門，跨上坐騎，在吃驚的羅馬人面前，飛馳離去。

哥特的將領回到自己的營地，受到群眾熱烈動人的歡呼，毫不遲疑，立即向羅馬宣戰，按照祖先的習俗豎起代表各部落的旗幟，蠻族號角迴響著粗獷而哀怨的旋律。罪大惡極的盧庇西努斯在激怒可畏的敵人以後，未能及時將他們一網打盡，反倒是用輕蔑的態度來處理。他以發生緊急狀況為理由，盡量召集軍隊，率領前去征討哥特人。蠻族在離梅西亞諾波裡斯約9英里的地方，等待敵人來攻。這場作戰的勝負取決於將領的才能，而不是部隊的武器和紀律。英勇的哥特人在弗裡提根的指揮下，用奮不顧身的近戰，摧毀了羅馬軍團的陣列。盧庇西努斯把武器、將旗、部屬和勇敢的士兵全部扔在戰場上，部隊奮戰到底徒然犧牲性命，只能用來幫助可恥的主將逃命而已。有位哥特史學家讚頌民族的光榮事跡時，很驕傲地說道：

就是這個得勝的日子，終結了哥特人的苦難。羅馬的安全響起警鐘，自此後，哥特人從流離失所的異鄉逐客，變成當家做主的市民身份，向原來的地主顯示出絕對的統治權，最後終於據有以多瑙河為界的帝國北部行省。

但蠻族爭奪統治權的目的是為了掠奪和破壞。他們本應享有的天賦權利和社會交往，都被帝國的大臣剝奪，正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才會對帝國臣民施加報復。由於盧庇西努斯的罪行，使得色雷斯生性和平的農民受到蹂躪，村莊被焚燬，無辜的家人被屠殺或擄走。哥特人戰勝的信息立刻傳遍鄰近地區，羅馬人感到無比驚慌和沮喪，倉促之間只能魯莽從事，反而使得弗裡提根的氣焰高漲，行省的災禍加劇。

就在大遷移發生前不久，一大群哥特人在蘇裡德和科利阿斯的指揮下，以羅馬為他們提供保護為條件替帝國效力，開往哈德良堡城牆下紮營。但瓦倫斯的大臣急著要他們離開，好搬遷到越過赫勒斯滂海峽之處。在那麼遠的距離就不易與同胞聯繫，也不會使帝國的富裕對他們產生危險的誘惑力，惹起大家傚法。為了表示他們的忠誠不貳，他們只有委曲求全，接受了要他們遷移的命令，但婉轉地表示希望能給予他們足夠的糧食，並延後兩天出發。但哈德良堡的最高行政長官，因為在鄉間的宅邸受到騷擾而大為光火，擺出毫不通融的態度，將城市裡的眾多居民和工人武裝起來，語帶威脅地讓他們立即離開。蠻族感到驚愕，但還是心平氣和，最後被群眾辱罵的叫囂和投射的武器激怒，失去耐心且無法忍受對方的輕蔑行為，便痛擊毫無紀律的烏合之眾。逃走的市民不敢還手，很多人的背後留下可恥的傷口。蠻族奪得華麗的甲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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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他們自命英勇不屑於披掛。

哥特人的兩支部隊由於遭遇雷同而惺惺相惜，得勝的分遣隊立刻和西哥特人聯合起來。蘇裡德和科利阿斯的部隊期望弗裡提根盡速抵達，這樣他們就能列陣在他的旗幟之下，在哈德良堡的圍攻作戰中揚威立功。守備部隊抵抗得極為激烈，這讓蠻族知道，要攻擊正規的工事碉堡，毫無軍事技術可言的蠻勇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將領明瞭自己所犯的錯誤，解圍而去，臨走前爽直地說，他只是跟石頭城牆言和，於是把一腔怨氣發洩在鄰近地區。弗裡提根很高興有一群強壯的工人加入陣營，這些人在色雷斯的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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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行勞役，殘酷的主人鞭策他們，使他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345]

 新加盟的人領著蠻族穿過無人知曉的小徑，到達最偏僻的地方，用來安置民眾、牛和儲備的穀物。在這些嚮導的協助下，蠻族瞭解當地的狀況，可以到處通行無阻，使當地民眾無可遁形，結果是抵抗必亡，逃走難行，一切希望破滅之後只有歸順，也難獲得蠻族征服者憐憫之情。在四處受到蹂躪和破壞時，有一大批被當作奴隸賣掉的哥特兒童，重回到雙親的懷抱。他們過去備嘗喪失子女的痛苦，但是雙方在見面以後，照說心靈受到親情的安慰，能夠恢復人道的關懷，沒想到反而激起了他們凶暴的天性，急欲報仇雪恨。他們聽到子女的訴苦，說身為奴隸受到主人的摧殘迫害，真是覺得痛心疾首，於是如法炮製，把這些殘酷的行徑，同樣施為在羅馬人的子女身上。

瓦倫斯和朝廷大臣將一個敵對的民族帶進帝國的中樞地區，的確是草率而不智的決定。但是只要坦誠地承認以往的缺失，然後很實在地按照原來的保證行事，還是能夠調解雙方的隔閡。從東部君王怯懦的個性來看，這種息事寧人的溫和措施應該會獲得他的同意，但是，他唯獨對這件事表現出英勇的作風，暴虎馮河的舉動斷送了自己的性命，也害慘他的臣民。他從安條克回師君士坦丁堡的行為，等於明示了他的意圖，在於敉平危險的叛亂活動(377 A.D.)。他知道這件大事很難料理，由於格拉提安皇帝親自統率西部的軍隊，他請求侄兒給予援助。久經陣戰的部隊防衛著亞美尼亞，也被火速召回，放棄重要的邊區，任憑沙普爾自由處置。在皇帝還未到達前線這段時間裡，他把當前指揮哥特戰爭的責任交付給部將圖拉真和普洛弗圖拉斯。這兩位將領過於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等他們抵達色雷斯，內廷伯爵裡紹默率軍加入。西部的協防軍由高盧的軍團組成，在行軍時打著他的旗幟，但逃亡的風氣很盛，無論是實際戰力還是兵員數量都是虛有其表。召開作戰會議時，將領們根本不考慮狀況，完全出於虛榮心，竟決定尋找敵軍主力一決勝負。

蠻族紮營在開闊而肥沃的草原上，多瑙河分成六條支流出海，這地方靠近最南邊的河口
[346]

 ，營地用大車環繞成堅固的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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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族很安全地待在封閉的保護圈內，享受英勇行為所獲得的榮耀，以及從行省掠奪的戰利品。就在大家痛飲作樂時，機警的弗裡提根通過觀察羅馬人的行動，洞悉他們所望達成的企圖。他知道敵軍的數量會繼續增加，也瞭解對方意圖攻擊他的後方。而就在這時，因為軍隊缺乏牧草，逼得他要移動營地，於是把散佈到鄰近地區從事掠奪的分遣隊召回到他的旗幟下列陣。這些在外的單位遠遠看到烽火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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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從首領的命令，用最快速度趕回去。營地好戰的蠻族群眾，都在大聲喧鬧叫囂，一副等不及的樣子要求出戰，酋長也在一旁鼓動，火暴的情緒更形高漲。兩軍已經完成接戰準備，但天色已晚，只有等到第二天清晨再動手。戰備的號角響起，哥特人相互立下重誓，激勵視死如歸的勇氣。向前迎敵的隊伍，用粗俗的歌聲頌揚祖先的光榮事跡，同時混合著凶狠而刺耳的吶喊，來對抗羅馬人經過訓練、全軍一致的齊聲吆喝。弗裡提根施展作戰的技巧，在指揮方面高人一等佔到上風，但是流血成河的短兵相接，無論是開始或結束，雙方都很清楚，完全取決於每位戰士堅持到底的決心，發揮體力、勇氣和機敏的戰鬥效果。亞美尼亞的軍團要用武器來保護他們的聲名，但是受到優勢敵軍的壓迫毫無還手之力。羅馬軍的左翼陷入混戰之中，地面上遍佈著零亂的屍體。

不過，從戰局地整體來看，雙方倒是有失有得打成平手。等到接近黃昏時，兩軍收兵各回營地，誰也沒能贏得決定性的戰果。雖然雙方的損失都很大，但對於羅馬人來說無疑更慘痛，因為他們的兵員數量較少。哥特人同樣沒有料想到竟會遭到如此堅強的抵抗，不但感到困惑，而且極為沮喪，於是就在大車圍成的城寨內停留7天，堅守不出。羅馬人只要情況容許而且時間和地點適合，就會將階層較高的軍官掩埋，並且很虔誠地舉行葬禮儀式，但是對於無法分辨的平民大眾，只有不加掩埋留在平原上。腐爛的肉體被貪吃的猛禽所吞食，在那個時代，只有鳥類可以經常享用到如此盛大的宴會。幾年以後，裸露的白骨散佈在廣闊的原野上，在阿米阿努斯眼裡，這是沙利西斯會戰最可怕的紀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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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哥特人的聯合行動及羅馬帝國的各項作為(378 A.D.)

一場血戰使哥特人的前進受阻，帝國的將領因為軍隊在不斷的激戰中消耗殆盡，不得不運用更合理可行的計劃，採取堅壁清野的方式，讓數量龐大的蠻族得不到給養，在飢餓的壓力下陷於毀滅的絕境。他們準備將東哥特人局限在多瑙河、西徐亞荒原和海姆斯山地之間，如此狹小的一隅之地，必然會引起饑饉，讓蠻族的戰力和意志在無形中冰消瓦解。這個計劃獲得了相當大的成效，蠻族幾乎耗盡自己的存糧和所在地區的收成。騎兵主將薩圖爾尼努斯很勤奮地工作，加強羅馬人的工事堡壘，縮小包圍圈的防線。但告警的情報干擾到了他的任務，一群新到的蠻族越過毫無防備的多瑙河，不是支援弗裡提根，就是倣傚他的舉動。薩圖爾尼努斯對敵人的兵力多少一無所知，擔心會被截斷後路，陷入全軍覆沒的危險，只能忍痛放棄圍攻哥特人的營地，以致功敗垂成。怒氣填膺的東哥特人從包圍圈裡衝出來，為了滿足飢餓難忍的胃口和深仇大恨的心理，從多瑙河河岸延伸300英里直到赫勒斯滂海峽，一再蹂躪這塊富裕的國土。

行事明智的弗裡提根成立蠻族聯盟，以感情和利益為訴求的目標，獲得很大的成功。他派出的使者用哥特人對掠奪的愛好和對羅馬的仇恨，來說服他人參與，當然有時視狀況對自己的困難避而不提。弗裡提根把大部分的同胞團結起來，將他們納入組織嚴密的同盟中，這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他們都服從阿拉瑟烏斯和薩弗拉克斯的指揮，把兩人視為沖齡國王的監護人。為了共同的利益，敵對部落之間的長期仇恨，都被暫時擱在一邊不予理會，整個民族那些各行其是的成員，此時全都聚集在一面旗幟之下。東哥特所有的酋長，全部都為西哥特主將的才幹所折服。弗裡提根從實力強大的泰法勒人那裡獲得協助，這個部落由於很可恥的家庭習性，使得軍事的名聲受到玷辱。每個年輕人早在呱呱墜地之時，就與部落的武士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友誼，也可以說是淫蕩下流的戀情，一直要等年輕人單獨在森林裡殺死一隻巨熊，或者是一頭野豬，證明他有男子漢的氣概，這種不正常的關係才能解除。

哥特人最強大的生力軍來自原先的敵人，就是這些對手將他們驅出原來的家園。匈奴人和阿蘭人之間的隸屬關係原本就很鬆散，加上他們的收穫非常豐碩，所以延後了征服行動，也使得會議受到干擾。弗裡提根開出很高的價碼，使好幾個旗的人馬受到誘惑。西徐亞人的騎兵隊速度驚人，有了他們，本就屹立不倒、堅持到底的哥特步兵，就可以增強機動和打擊的效果；薩爾馬提亞人對瓦倫提尼安的繼任者懷恨在心，利用當前混亂的局勢，不僅想要趁火打劫，還要擴大自己的勢力；阿勒曼尼人也來渾水摸魚，入侵高盧的行省。這些狀況引起西部皇帝的關注，也轉移他用兵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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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和皇宮中的蠻族，引發了羅馬帝國的危機。他們逐漸被發覺與有敵對意圖的同胞相互通信，無論是出於不慎或是有意為之，羅馬帝國的弱點都已被洩露出去。有個士兵是土生土長的阿勒曼尼人，擔任格拉提安的貼身侍衛。他屬於倫提恩西部落，居住在君士坦斯湖的對岸。為了處理家務事他請假返鄉，在和家人與朋友短暫相處時，對他們好奇的詢問都詳細地做了回答。這個多嘴的士兵虛榮心作祟，把他所熟知的國家機密和主子的意圖，盡情宣洩無遺。他提到格拉提安準備率領西部帝國以及高盧的兵力，前往協助他的叔父瓦倫斯。永不服輸的阿勒曼尼人獲得這個情報以後，可以預先安排正確的時間和方式，使入侵行動獲得成功。他們派出輕步兵先遣部隊擔任危險的任務，在2月渡過冰凍的萊茵河，為這次影響深遠的戰爭拉開序幕。

他們懷抱著極為大膽的想法，要達成掠奪或征服的目標，把深思熟慮的審慎作為置之度外，也不遵守國家之間的誠信原則。一群群強壯的亡命之徒，從一處處森林和村莊中蜂擁而出。在阿勒曼尼人大軍前進的途中，畏懼的民眾將他們的兵力估計為4萬人。善於奉承的宮廷為了誇耀起見，把數量擴大為7萬蠻族。奉令向潘諾尼亞進兵的軍團，立刻被召回，或是停留不再開拔，用來防守高盧遭到入侵的行省。軍事指揮權分別被授予納尼努斯和梅洛包德斯。年輕的皇帝雖然尊重前者的經驗和智慧，但是更賞識後者臨陣當先的大無畏精神。對於內廷伯爵和法蘭克人國王之間水火不容的個性，也只有後者能調停得相安無事。他的對手是阿勒曼尼國王普裡阿尼努斯，其為人剛愎任性，行事寧折不彎，部隊也受到領導者這種精神的感召。就在阿爾薩斯平原，靠近阿根塔裡亞鎮或稱為科爾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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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的部隊遭遇，引起激戰。這一天的光榮戰績要歸功於投射武器，以及羅馬士兵準確的射擊技術。阿勒曼尼人堅守陣地不退，在毫無還擊餘地之下慘遭屠殺，只有5000蠻族逃到山林裡保住性命。國王光榮戰死沙場，免於族人的責備。他們通常會將無法獲勝的戰爭，歸咎於領袖的不講道義或政策不當的緣故。

這次重大勝利確保了高盧的和平，羅馬的武備獲得極高的榮譽，看來格拉提安皇帝進行東部的遠征再也不會受到耽誤。但等他快接近阿勒曼尼人的邊界時，突然向左方轉進，在料想不到的狀況下渡過萊茵河，對阿勒曼尼人發起奇襲，大膽進入敵人國土的心臟地區。蠻族用天然的障礙和戰鬥的勇氣，來阻擋敵人的前進，但在無敵的羅馬軍團面前只有敗退。他們從一個山頭撤到另一個山頭，一再的戰敗，總算讓他們認清了敵軍的實力和堅毅，臣服於羅馬人的鷹幟下。他們的歸順並非出於真誠的悔改，而只是因為他們陷入絕境(公元378年5月)。為懲罰這個不守信義的民族，皇帝從他們之中挑選一批勇敢強壯的青年，作為徵集的兵員，用來保證雙方在未來能夠相安無事，這才是最實際的誓詞。帝國的臣民對於阿勒曼尼人既不為武力所降服，也不受條約的拘束，早已經習以為常，因此也不認為自己能獲得長久的平靜局面，但他們發現，在這位年輕君王統治下，倒是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安居樂業的日子。當軍團爬過崎嶇的山嶺，翻越蠻族的工事防線，英勇的格拉提安站在隊伍都能看到的前列，衛士穿著鍍金和顏色斑駁的甲冑，為弓箭所穿透和損毀，那是他們奮不顧身地保護著君王安全的證據。瓦倫提尼安之子以19歲的年齡，具備安邦定國的才華，對抗阿勒曼尼人獲得成功，被視為贏得哥特戰爭勝利的先兆。

當格拉提安的作為受到臣民稱譽和歌頌時，瓦倫斯皇帝終於帶著宮廷和軍隊離開安條克，而君士坦丁堡的民眾把他看成國家的罪人和公眾的蟊賊。他不過停留首都休息了10天(公元378年5月30日至6月11日)，橢圓形大競技場就發出喧囂的叫吼，催促他出兵去討伐蠻族，因為是他引狼入室。市民在離真正的危險有一段距離時，總是顯得英勇無比，甚至信心十足地表示，只要他們執有武器，就能把受到蹂躪的行省從厭惡至極的敵人手中解救出來。無知民眾的交相指責，加速了羅馬帝國的滅亡。瓦倫斯就民眾對他的藐視之心，無論是出於自己的名聲還是內心的想法，都表示不以為然，但是在受到激怒以後，他只有鋌而走險，孤注一擲。不久以後，他看見部將輕易獲勝，對於哥特人的實力，覺得不過爾爾，在瓦倫斯已存輕敵之念時，弗裡提根克服萬難，已將大軍集結在哈德良堡近郊。泰法勒人的進軍受到勇將弗裡傑裡德的攔截，這批無法無天蠻族的國王在戰場陣亡，哀求饒命的俘虜被送到遙遠的意大利，在空曠的摩德納和帕爾馬地區定居下來務農墾荒。塞巴斯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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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納入瓦倫斯麾下不久，憑著功勳晉陞為步兵主將，聲望日隆，成為國之干城。他獲得批准從各軍團挑選300名士兵，組成單獨執行任務的特遣部隊，並令他們立即加強軍事訓練和軍紀要求，要部隊熟悉各種武器的運用，這件事在瓦倫斯即位後幾乎已被遺忘。這次在塞巴斯蒂安英勇過人的指揮下，羅馬軍隊突襲哥特人大軍的營地，奪回大量戰利品，數量之多幾乎擺滿了哈德良堡市區和附近的平原。將領呈報自己的戰功，表現出卓越的才華，精彩的敘述反倒使宮廷放下了本就不多的警惕心。雖然塞巴斯蒂安很小心地加以強調，說明哥特人戰爭的艱辛，君王只讚許他的武德，倒是聽不進他的諫言。瓦倫斯聽信宮中宦官奉承阿諛之詞，滋長了驕縱和樂觀的心理，急欲完成想像中輕易就能獲勝的征戰，以使自己留名千古，永垂不朽。

他派遣大量百戰沙場的老兵趕往前線，以提升軍隊的戰力。進軍的路線從君士坦丁堡指向哈德良堡，充分發揮軍事策略的有利條件，可以制止蠻族採取主動作為，使他們無法佔領位於中間的隘道，不致阻礙部隊的前進和糧草的運送。瓦倫斯把營地開設在哈德良堡城牆的外面，根據羅馬人的備戰要求，挖掘壕溝，構築防壁，四周形成堅固的工事。他召開最重要的軍事會議，從而決定皇帝和帝國的命運。有一派人主張緩進，先要明瞭當前的狀況再採取行動。維克托強烈支持這個論點，他從過去累積的經驗獲得教訓，也修正了身為薩爾馬提亞人的天生魯莽性格。塞巴斯蒂安的話像一位官僚，四平八穩而又曲意奉承，用諸般手段暗示，要是懷疑當前唾手可得的勝利，等於是懷疑皇帝的勇氣和尊嚴。

由於弗裡提根的欺敵和西部皇帝的諫言，瓦倫斯的絕滅已成定局。蠻族的主將深知談判在戰爭中可獲得莫大的利益，就派遣一位基督教的神職人員擔任神聖的和平使節，直接闖入敵人的軍事會議，給與會人員帶來極大的困擾。使者的陳述非常有力而誠摯，一再訴說哥特民族的災難和憤慨，以弗裡提根的名義提出鄭重的聲明，若漂泊無依的同胞能在色雷斯的荒原獲得安定的墾殖區，所需的穀物和牲口得到充分供應，蠻族就會放下武器，或用來防守帝國。但他接著又用和知心朋友說話般的語氣偷偷說道，憤怒的蠻族反對這些合理的條件，要不是羅馬軍隊這樣強大，可以支持他的主張，不然就連弗裡提根會不會簽訂條約，都讓人感到可疑。正在這個時候，裡紹默伯爵從西方回來，宣佈阿勒曼尼人的慘敗和歸順；接著知會瓦倫斯，他的侄兒率領高盧的老兵和獲勝的軍團，正在火速的進軍之中；同時帶來格拉提安的建議，暫時停止實行任何危險而關鍵的措施，等到兩位皇帝會合後再聯合出兵，以保證贏得哥特戰爭的勝利。但是東部的皇帝自以為是，出於傲慢和猜忌的動機，採取犯下了致命錯誤的行動，他藐視令人厭惡的諫言，拒絕大失顏面的援助。他的統治要是與格拉提安這位大無畏青年的名聲相比，真是令人相形見絀，感到羞愧難當。因此，他要在凱旋的光榮被西羅馬的皇帝分享之前，先行樹起戰勝的紀念碑。於是瓦倫斯懷抱這種念頭，匆匆出兵趕赴戰場。


 十、哈德良堡會戰的始末及後續狀況(378 A.D.)

8月9日就羅馬歷書來說，是大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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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倫斯皇帝把行李和軍用金庫都留下來，在強大衛隊的護駕下，從哈德良堡出發，去攻擊紮營在12英里外的哥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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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命令的錯誤以及對地形的不熟，右翼也就是騎兵縱隊已到達看得見敵人的位置，而左翼還在相當距離以外。於是士兵在夏日炎陽照耀下，被迫突然加快腳步。行進的隊伍極為混亂，花了很長時間才排出戰鬥序列，造成毫無必要的延誤。哥特人的騎兵被派到鄰近地區去放牧，弗裡提根還是繼續施展他那騙人的伎倆，派遣和平使者、提出建議事項、要求安排人質……這些都是用來爭取時間的手段。羅馬人毫無遮掩地暴露在烈日之下，口渴、飢餓和難以忍受的疲勞，搾乾了士兵的意志和體力。皇帝被使者說服，就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哥特人營地，熱心負責的裡紹默受到嘉許，只有他敢接受這項危險的任命。內廷伯爵身著代表使節的華麗服飾，旗幟招展地前進了一段距離，到達兩軍之間的空地，就在這時他被會戰的警報突然召回。巴庫裡烏斯和伊貝裡安發起了倉促而草率的攻擊，指揮一群弓箭手和盾牌兵，毫無章法地一擁而上，受到損失後很快就不光彩地退了下來。就在這個時候，阿拉瑟烏斯和薩弗拉克斯飛馳的騎兵隊，正在哥特將領熱切的期望中趕回來，從小丘上像旋風一樣掃過平原，為蠻族軍隊奮力向前的攻擊增添聲勢驚人的力量。

哈德良堡會戰給瓦倫斯和帝國帶來致命的打擊，可以用幾句話加以描述：羅馬騎兵部隊不敵退逃，留下步兵被敵包圍，砍殺殆盡。要知步兵單位一旦在開闊的平原被數量優勢的騎兵包圍，即使射術精良，勇敢堅定，也很難全身而退。瓦倫斯的部隊遭到敵人雷霆萬鈞的攻擊，驚慌之際只有各自為戰，壅塞在狹小的地區之內，無法展開列出陣式，甚至就是運用短劍和標槍，也不能發揮武器的威力。在喧囂、砍殺和慌忙之中，皇帝被衛隊拋棄，或許是被箭射中，受了重傷正尋求蘭斯阿里人和馬提阿里人的保護，只有他們的部隊仍能堅持不退，奮戰到底。忠心耿耿的將領圖拉真和維克托，發現皇帝身陷險地，於是大聲呼叫，除非能把皇帝救出來，否則就會全軍覆沒。有些部隊受到忠義之言的感召，拚死衝上前去搶救。在一塊浸滿鮮血的地點，散佈著成堆折斷的武器和零亂的屍體，不管是在活人還是死人當中，都沒有找到蒙難的君王。有幾位歷史學家敘述皇帝之死，要是所記詳情屬實，那麼從開始他就沒有倖存的希望。瓦倫斯在隨從的照料下，從戰場移送到鄰近的木屋，想把傷口包紮好以後，再找更安全的地方避難。但是敵人很快包圍了這個簡陋的藏身地點，正準備破門而入時，箭矢從屋頂上射下來，使蠻族戰士大為光火。最後他們不願再拖延下去，就堆起乾柴放火燒屋，烈焰立刻吞噬整間茅舍，羅馬皇帝和隨從全部殉難。有一位青年從窗口跳出去，才逃得性命，他證實了瓦倫斯被火燒死的悲慘信息。這一消息同時也傳到哥特人那裡，只因為他們太過於魯莽，喪失了奇貨可居的戰果。

許多勇敢而知名的軍官在哈德良堡會戰中喪生，實際損失和羅馬過去在坎尼平原的慘敗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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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後世的影響則遠過之。2位騎兵和步兵主將，2位宮廷顯要，以及35名軍事護民官全部被殺，這次災難的始作俑者塞巴斯蒂安也在戰死之列，倒是罪有應得。羅馬軍隊大約損失三分之二的兵力，剩餘人員趁著黑夜的掩護，驚慌之餘逃得性命。只有維克托和裡紹默率領的部隊，在千軍萬馬混亂之中，沉著應戰，遵守紀律，能夠井然有序地退卻。

日前所產生的悲痛和恐怖印象，仍舊留存在人們內心，當代最有名望的修辭學家，為被擊敗的軍隊和不得人望的君王，寫出在葬禮中使用的悼詞，後來有位異鄉人登上這位皇帝留下的寶座。利巴尼烏斯坦率地說道：

指責皇帝沒有自知之明，把國家的不幸歸罪於部隊缺乏勇氣和訓練，其實都毫無必要。就我個人來說，對他們昔日的功勳，致以最大的敬意；我對他們在陣列中英勇接戰，堅持不退，奮戰到底，光榮犧牲，致以最大的敬意；我對他們血染疆場，也使蠻族血流成河，致以最大敬意。表現將士榮譽的碧血會被雨水沖刷，但是留下成堆的白骨，這些都是將領、百夫長和無畏戰士的忠骸，確能名垂千古。國君自己在陣線的前列對決，力戰身亡。本來他的隨從可以從皇家馬廄牽來腳程最快的駿馬，載著他立刻逃脫敵人的追擊，請求他保存寶貴的生命，能繼續為國效勞，但怎麼說也是徒然。他始終存有這種信念，喪失這麼多勇敢而忠誠的臣民，他也不能苟且偷生。高貴的君主已葬身在殺戮戰場之中，因此，我們不能冒著大不韙，把蠻族的勝利歸於羅馬軍隊的畏懼、懦弱和輕率。首長和士兵受到祖先遺留的德行所激勵，在紀律和兵法上佔有優勢。他們靠著熱愛榮譽的支持才會奮勇殺敵，同時要戰勝酷熱和口渴的考驗，抵擋烽火和刀劍的威脅，到最後不惜一死免於敗逃苟生的恥辱。我們只能說，神明的惱怒是敵人勝利的唯一原因。

歷史真相與這篇悼詞大有出入，與瓦倫斯的性格和戰場的情況也不盡吻合，但安條克的雄辯家口若懸河而且氣度寬宏，這真是最好的讚頌之詞。


 十一、哥特人圍攻哈德良堡及對帝國的蹂躪(378—379 A.D.)

傲氣的哥特人因前所未有的勝利而威風八面，但又因不能滿足貪念而大失所望。他們痛心得知，最值錢的皇室戰利品都留在哈德良堡城牆之內。他們急著要讓自己英勇的行為獲得最大報酬，誰知遭到殘兵敗將抵抗，這些人身處絕境，要想保全性命，只有下定視死如歸的決心。城市的牆堞和鄰接營地的防壁，靠著各種弩炮和投射器具，將防禦陣地連成一體。這些裝備可拋擲很重的石塊，發射時的響聲和速度，比實際的殺傷效果更讓無知的蠻族感到害怕。所有的士兵、市民、行省屬民和內廷人員，同處險境而能團結起來，眾志成城，擊退哥特人狂暴的進攻，而城內暗中的內應和叛賊也被發現。在激戰數個鐘頭後，蠻族只能退回帳篷開會，在經過一番討論後，根據經驗認為雙方可簽訂停戰條約。明智的首領考慮到這座人口稠密的大城工事如此堅固，於是匆忙而不智地屠殺了300位羅馬逃兵後，氣惱而去。這種殺俘的行動對重整羅馬軍隊的紀律有很大的幫助。戰爭和動亂的場面馬上波及寧靜的僻遠之處，群眾紛紛逃離家園。樹林和山嶺無人知曉的小徑，出現戰慄不已的逃難人員，要在伊利裡亞和馬其頓遙遠的城市尋找安身之所。忠於皇室和經管金庫的官員，還在詳細搜尋皇帝的下落，他們沒獲得主子殉難的信息。

哥特人侵略的洪流，從哈德良堡的城牆下蔓延到君士坦丁堡的郊區。蠻族看見東部首都的壯觀形勢，高大而蜿蜒不絕的城牆，成千上萬富足而備感驚懼的市民擁擠在防壁後面，以及海陸觀之不盡的景色，無不驚異萬分。就在他們凝視美麗的君士坦丁堡，因無法進入而倍感遺憾時，有一群薩拉森人正好在瓦倫斯麾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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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處城門衝殺出來。西徐亞騎兵看見阿拉伯人的馬匹，迅如閃電又動若脫兔，感到自歎不如。這些騎士精於非正規作戰的各種技巧，南方蠻族那種毫無人性的殘暴，使北方蠻族大為失色，因而生出畏懼之心。有個哥特士兵被阿拉伯人用短劍刺殺，長髮而赤裸的蠻子，竟用嘴唇在敵人的傷口吸食鮮血，帶著極其恐怖的愉快表情。哥特人的軍隊滿載戰利品，這些全都是從富裕城郊和鄰近地區掠奪而來的，離開博斯普魯斯，前往形成色雷斯西方邊界的山區。形勢險要的蘇西伊隘道，由於莫魯斯的懼敵畏戰和處置失措，竟然輕易棄守。蠻族不再擔心東部分散而戰敗的部隊會有任何抵抗行動，面對肥沃利耕的鄉園，開始四處燒殺擄掠，一直到達意大利的邊界和亞得裡亞海。
[357]



在行省遭受蠻族大軍的侵略和蹂躪時，羅馬人對於軍團未能採取恰當的行動
[358]

 只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但是對省民的苦難，充滿同情心，滔滔不絕地訴說。很簡單的報告(這份報告還保存到現在)只提到一個城鎮被毀，有一個家庭遭到不幸，
[359]

 表現出人性中極其有趣而又富有教育意味的一面。要是重複冗長而咬文嚼字的怨言，就是最有耐心的讀者也會棄而不顧。在那個不幸的時代，無論是異教還是教會的作者，都曾提出責難之言，只是程度有別而已。他們的內心因群眾和宗教的仇恨激起憤怒的感情，有很多事件的規模和性質已不合於真相，被以訛傳訛的言辭加以誇大或篡改。個性狂熱的傑羅姆譴責哥特人和那群野蠻的盟友，為他的故鄉潘諾尼亞以及面積遼闊的行省帶來巨大的災難。從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一直延伸到尤里安阿爾卑斯山的山腳，到處進行搶劫、屠殺和縱火，真是草菅人命，無惡不作。更讓人感到憤怒的是，他們褻瀆神聖的教堂，將其當作馬廄，甚至毀棄殉教者的遺骸。但是這位聖者有時實在是心神恍惚，已經超出歷史和自然的限制。他很肯定地說道：

在這個成為一片焦土的地區，除了天空和大地，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等到城市被破壞殆盡和人類被絕滅根除後，地面上佈滿濃密的森林和纏繞的荊棘，整個呈現荒蕪殘破的狀況，就像先知澤西番雅所宣示的那樣，到達鳥獸絕跡、魚蟲消失的地步。

提出這種控訴，已經是瓦倫斯死後20年，伊利裡亞各個行省還是不斷受到蠻族入侵和借道。後來又經過10個世紀的苦難，現在還是繼續為蹂躪和毀滅的人類主題提供新的對象和素材。像這樣面積廣闊的地區，不僅僅是其上的居民和耕地受到影響，就連生機蓬勃的自然界所滋長的產物，也會受到致命的影響。有用而柔弱的家畜，受到人類的餵養，要是失去保護，就會患病以致死亡。但是在森林裡的野獸，無論是獵食者還是被獵者，要是自由自在而且不受干擾，據有杳無人跡的領域，一定會繁衍綿延，生生不息。至於在空中或水裡的生物族群，與人類的命運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可以想像到，多瑙河的魚群，對凶狠而貪吃的梭子魚快速接近，比起對哥特大軍的入侵行動，更感到恐懼和慌張。

歐洲的災難嚴重到這種程度，人們有理由擔心戰火蔓延到亞洲的和平樂土上。把哥特人作為人質的兒子，分散到東部的城市，然後用教育的力量教化或馴服他們天生粗野凶狠的性格，是很明智的措施。經過12年的時間，他們的數量在不斷增加。第一次大遷移時送來的兒童，被運過赫勒斯滂海峽後再加以安置，到現在已長大成人，他們看起來身強力壯充滿活力。
[360]

 發生哥特人戰爭的各種情況，不可能隱瞞不讓他們知曉，這些大膽的青年口無遮攔，洩露他們的意欲和打算，要傚法父執輩的光榮事跡。那時的危險局勢，證實省民的疑懼不是空穴來風，也獲得了在亞細亞的哥特人組成秘密而危險的叛亂團體的確鑿的證據，這會危害到公眾的安全。

瓦倫斯死亡後東部沒有產生繼位的君主，尤利烏斯出任軍隊主將這個重要職務。他名聲顯赫、勤奮負責而且能力很強，他認為基於職責所在，遇事要與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磋商，現在帝位空懸，只有這個機構可以代表國務會議。他判斷應採取權宜措施以確保國家的利益，於是他立即被授予獨斷的權力以展開行動。他召集主要的官員開會，私下協調具體辦法，來執行狠毒無情的計劃。他立即頒布一道命令，哥特青年要在指定的日子，集合於各行省的首府。消息很快傳播開來，說是集合他們是為了贈送土地和大量金錢。美好的希望緩和了他們因憤恨而產生的狂怒，或許使他們推遲了謀叛的行動。到指定的那天(378 A.D.)，經過仔細安排，把沒有武裝的哥特青年集中在首府的廣場上。羅馬軍隊把守著街道通路，房屋的頂上佈滿弓箭手和投石手。東部所有城市在同一時間發出一網打盡的屠殺信號。尤利烏斯運用殘酷的計謀，把亞細亞各行省從內部敵人的威脅下解救出來。要不然在幾個月內，就會把刀兵之災從赫勒斯滂海峽帶到幼發拉底河。
[361]

 出於國家安全的急迫需要，毫無疑問會授權採取緊急行動，即使這一行動違犯了所有的法律亦在所不惜。至於其是否可以排除人道和正義的自然約束？究竟可以達到何種程度？是否有準則可依循？就我而言，對這方面寧可一無所知。


 十二、格拉提安拔擢狄奧多西為東部皇帝(379 A.D.)

格拉提安皇帝行軍趕往哈德良堡的平原，這時前方傳來混亂不一的信息。接著維克托和裡紹默帶來準確報告，領兵輕進的東部皇帝在戰場被殺，羅馬大軍有三分之二人員喪生在哥特人刀劍之下。他的叔父由於輕敵和嫉妒才落得這個下場，原本讓他怨恨難消，但他為人心地寬厚，很快壓下不滿反而感到悲憤和哀傷，考慮到國家面臨的危險狀況，只有撇開憐憫之情。格拉提安的援兵來不及幫助遇難的同僚，為他報仇則力有未逮。這位英勇而穩健的青年，感到僅自己一人，實在無法拯救沉淪的世界。日耳曼蠻族釀起巨大的風暴，好像準備刮過高盧的行省，縈繞在格拉提安的腦海中的主要還是西部帝國的為政之道和應變之策。為應付當前危機，急需一位既是英雄又是政治家的人物，來治理東部帝國以及指導對哥特人的戰事。一位被授予指揮大權的臣民，絕不會對遙遠的恩主保持長久的效忠，於是大家在御前會議中，一致贊同明智而坦誠的解決辦法。與其將來屈於現實而受到侮辱，不如目前主動確定人選並讓他承擔起力挽狂瀾的義務，這就需要格拉提安以酬謝功勳的方式，授予其皇帝的紫袍。

但是，他雖然自小接受皇家的教育，但如今畢竟才19歲，想要明瞭大臣和將領的本質和才能，就君王而言確非易事。這時他排斥過於自信的狂妄野心，也不信任小心翼翼的睿智言論，認為這些都會使國家邁向無望之途。他絲毫不假手於人，站在公正的立場權衡屬下的功過得失。時間的拖延，對於未來東部的君王會造成權力和資源的流失，狀況發展不容許做冗長討論。格拉提安立即宣佈，他的選擇是一位遭到放逐的人員，那人的父親在3年以前，經過皇帝的批准，遭到不公正的審判受辱而死。狄奧多西大帝在歷史上留名百世，受到天主教會的恩寵。
[362]

 他被召回宮廷時，格拉提安為安全起見，已從色雷斯的邊境退到西米烏姆。瓦倫斯死後過了5個月，格拉提安集合軍隊，在大家的面前宣佈自己的共治者、東部的皇帝。狄奧多西開始時非常謙虛地加以婉拒，但在部隊的齊聲歡呼下，他只有接受皇冠和紫袍，同時被授予奧古斯都的頭銜(公元379年1月19日)。瓦倫斯治理下的色雷斯、亞細亞和埃及所屬各行省，全部交給新帝；由於要負責指揮哥特戰爭，就把伊利裡亞統領的轄區分割開來，達契亞和馬其頓兩個最大的行政區，成為東部帝國的領土。

同個行省的同一城市，
[363]

 有德行高潔的圖拉真和才識過人的哈德良登上皇帝寶座；後來也是另一個西班牙家庭的故鄉，這個家庭在苦難頻仍的年代，主宰幾近衰敗的羅馬帝國達80年之久。
[364]

 老狄奧多西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從默默無聞的自治區階層中崛起，身為將領，在不列顛和阿非利加建功立業，是瓦倫提尼安編年史中最光輝奪目的一頁。這位將領的兒子同樣被命名為狄奧多西，年輕時在諄諄教誨的老師門下受業，但在戰爭藝術上，接受父親的細心指導和嚴格訓練。
[365]

 在這樣一位領導者的麾下，從最遙遠地點的軍事行動中，追求榮譽和知識，鍛煉自己的體魄，習慣各種不同的季節和天候，在海上和陸地的作戰中表現出英勇無敵的氣概，研究蘇格蘭人、撒克遜人和摩爾人的各種戰法。他憑著自己的功績和阿非利加征服者的推薦，很快獨當一面，在梅西亞公爵的職位上，擊敗了薩爾馬提亞人的軍隊。他在拯救行省免受蠻族蹂躪，贏得士兵愛戴的同時，也引起了宮廷猜忌。
[366]

 他的父親位高權重，因受到不光榮的指控而被處決，使他的擢升坦途遭受致命的打擊。狄奧多西倖免於難，得以全身而退，在西班牙的老家過上了士紳的生活。他很自在地表示出堅定和節制的態度，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和地位，把閒暇的時間花在城鎮和鄉村上，熱心參與各種公益活動，善盡對社會的責任，同時像士兵一樣勤奮，有助於龐大世襲家業的經營和改善。
[367]

 他的田地位於瓦拉多利德和塞哥維亞之間，是生產富饒的區域，至今仍以培育優良品種的綿羊而舉世知名。
[368]

 清白而謙卑的狄奧多西從在農場工作，到接任東部皇帝的寶座，不過4個月的時間。在整個世界歷史上，也找不到一個類似的例子。就那個時代的狀況來說，哪一次擢升能如此純潔無玷而且充滿榮譽？

君主為了確保自己的孩子能夠和平地繼承他父皇的權杖，明確規定後代可以坐享繼承權所賦予的合法權力，這顯然與依靠個人的功勳獲得紫袍和寶座截然不同。無論是君主國家還是民主政體的臣民，要想獲得最高權位，必須在德行或才能方面具有優勢，領先同儕方能出人頭地，但是他們的操守很少能在野心下得以保持。候選人接位成功後，也難逃陰謀或內戰的罪行。哪怕就是政府允許統治的君王指定一位共治者或是繼承人，君主基於私心自用甚或盲從衝動的影響，也會將毫無優點的人選推上共治者和繼承人的寶座。狄奧多西處於僻遠而不為人知的考丘，就是最引人猜疑的惡毒批評，也不能說他是耍手段、玩計謀，或者是懷抱希望的野心政客。要不是他有真正突出的品格，讓宮廷留下深刻的印象，換了任何一個打上放逐者標籤的名字，很快就會被人遺忘。國泰民安的時代他不會受到重視，但是在國家多事之秋，出眾的功勳通常會被人感受到並獲得肯定。格拉提安為何竟有這樣的信心，相信憑著對方的正直，有孝心的兒子為了國家，可以忘記殺父之仇？格拉提安為何竟懷有這樣的希望，認為他具有這樣的能力，僅一個人就可以拯救並重建東部帝國？狄奧多西在34歲之年接受紫袍加身，民眾用欽佩的眼光，注視他那充滿大丈夫氣概的面容以及得體合度的莊重神情，樂於把他的形象和功勳拿來與圖拉真皇帝做比較。同時有智慧的觀察家可以發現，他在為人的心地善良和體諒寬恕方面，可媲美最受推崇的羅馬君主。


 十三、狄奧多西贏得哥特戰爭的重大事跡(379—382 A.D.)

我感到非常遺憾，現在必須與正直而可靠的導師作別，他寫出那個時代的歷史，沒有被偏見和感情蒙蔽，而當代人的內心多少受到影響。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以瓦倫斯的戰敗和死亡終結了他的作品，把下一個統治時代更光榮的主題，托付給富於朝氣和才華的後起之秀。這位後輩並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也沒有模仿他的風格。
[369]

 因而，研究狄奧多西統治的時代，我們只有採用佐西穆斯帶有成見的記載和敘述：這些都來自殘缺史料和編年記事的推測和影射之詞，來自詩作和頌詞的比喻體裁，來自教會作家毫無價值的協助。這些作家致力於宗教派別之爭，把異教誠摯的美德和穩重視若無物。自覺於以上種種不利的情況，接下來會繼續涉及羅馬帝國衰亡的相關部分，我將踏著懷疑而膽怯的步伐開始前進。然而我還要大膽宣佈，狄奧多西對蠻族並沒有贏得決定性的重大勝利，以報哈德良堡會戰之仇。對於那個時代的狀況和情勢，就是御用演說家也三緘其口，不置一詞。

只要實際的災禍沒有擴大到造成致命的損害，一個經由多少世代胼手胝足樹起的巨大國家結構，就不會因一天的失誤而土崩瓦解。哈德良堡平原之戰慘敗，羅馬帝國損失4萬人馬，然而這些物質和人員的損失對於羅馬這樣的帝國來說並非致命的。人煙稠密的東部行省有數百萬的居民，可以立刻接受徵召；士兵的勇氣更是人類習性中最平凡而常見的素質，作戰倖存的百夫長只要用心對士兵加以調教，他們就能習得足夠的戰技來對抗毫無紀律的敵軍；蠻族雖然從潰敗的部隊那兒奪得了馬匹和盔甲，但卡帕多細亞和西班牙養育的馬群，完全足夠用來供應成立新的騎兵隊；帝國有34個軍械庫，儲存大量攻擊和防禦的武器和裝備；富裕的亞細亞可以籌措資金，使戰爭的費用不致匱乏。

但是哈德良堡會戰在心理上造成的影響，不論是對於勝利的蠻族還是失敗的羅馬帝國，都遠超出當天所能想像的範圍之外，而且後果極為嚴重。一位哥特酋長提到，雖然他說話的語氣很粗野，但還是有所保留，他說他殺人已經殺得手軟，但最令他感到吃驚的，是這些一群像綿羊一樣四散奔逃的傢伙，竟膽敢擁有舉世財富和眾多行省。羅馬帝國的臣民和士兵，就像哥特人過去聽到「匈奴人」的名字一樣，現在聽到「哥特人」就懼怕不已。如果狄奧多西很倉促地收容散兵游勇，連自己的畏戰心理都無法克服，就將他們領上戰場去迎戰高奏凱歌的敵人，這樣魯莽的行動根本沒有成功的希望。

狄奧多西的確配得上「大帝」這一頭銜，在這個令人難忘的時刻，採取堅定而忠誠的防護措施來保衛國家。他把大本營設在馬其頓首府帖撒洛尼卡，在那裡監視蠻族的動靜。從君士坦丁堡的城門一直到亞得裡亞海的海岸，他直接指揮部將的作戰行動。各城市都要構築工事堡壘，加強守備能力。部隊服從命令恢復軍紀，士兵一旦對自身的安全有了信心，就在無形中增加了膽識。羅馬軍隊經常對騷擾鄰近地區的蠻族發起突擊，而如果在兵力和地形上不能獲得決定性優勢，就不允許部隊接戰。要是一旦交鋒，多半都是羅馬軍隊的勝算較大。他們從勝利的經驗中慢慢體認，覺得殲滅強敵應在意料之中。原來分散配置的守備部隊，逐漸組合成小型軍團，經過仔細規劃和良好協調，在統一指揮下發起作戰。羅馬軍隊的戰力和士氣，日復一日地更為壯大和高昂。

皇帝運用各種計謀，不斷發布作戰勝利的信息，用來挫折蠻族的威風和鬥志，激勵臣民的希望和勇氣。以上不過提綱挈領敘述概要，狄奧多西獲得四次戰役的勝利。要是如實詳細說明他的構想和作為，相信每一位有軍事常識的讀者，都會對他那無與倫比的兵法素養，致以最高的敬意。第二次布匿戰爭中，共和國因法比烏斯的拖延作戰而得救；雖然西庇阿在扎瑪戰場上豎起了光輝的戰勝紀念碑，獲得後代子孫的敬仰和欽佩，但法比烏斯在坎帕尼亞的丘陵進出，切斷了漢尼拔的補給線，這一功績並不會因他未與敵人正面接戰而有所削弱。所以將領在這時也不必靠著運道，非要帶領部隊打了勝仗，才能贏得應有的榮譽。狄奧多西倒是像法比烏斯那樣建立了蓋世的功勳，他的身體很衰弱，經常因重病而纏綿床榻，但英勇的心志和服務國家的能力，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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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行省，使之重獲和平，這項工作靠的是審慎而非勇武。狄奧多西除了審慎從事以外，還有極好的運道，身為皇帝沒有錯失良機，都能善加運用。蠻族如果在弗裡提根的卓越領導下，團結一致合作無間，那麼憑著他們的實力，並非不能征服偉大的帝國。等到這位英雄人物亡故，著名的阿拉裡克繼承了他的權力，將稟性暴躁的群眾，從紀律和規範的重軛中解脫出來。蠻族不再受權威的制約，隨心所欲任意行動，而且毫無章法可言。征服者的軍隊化為無數盜匪幫派，成為一盤散沙，盲從無知和意氣用事奈何不了敵人，反倒是傷害到自己。對於沒有能力運走或無法鑒賞價值的物品，就惡意加以破壞，充分顯示出野性難馴的性格。就連過不多久以後，需要用來維持生存的作物和穀倉，也因一時的憤怒，毫不在意地加以毀棄。

獨立自主的部落和族群過去自願加入鬆散的聯盟，還能發揮團結的力量，現在相互之間充滿對立的氣氛。匈奴人和阿蘭人的部隊叱責哥特人而選擇了離開，這時哥特人已不能發揮機運所帶來的優勢。須知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之間，自古以來素不相容，當前再度反目成仇。傲慢的酋長們回想沒有渡過多瑙河之前，在本鄉本土的仇恨，以及後來相互的指責和陷害所帶來的侮辱和痛恨。內部派系的傾軋消除了對外的同仇敵愾心理。狄奧多西的軍官受到指示，用大量禮物和慷慨承諾，收買不滿的派別，使他們從敵對的立場退卻，或者前來投效帝國。有阿蘭人王室血統的摩達爾
[371]

 ，身為王子受到羅馬人的籠絡，給帝國增添了一員忠誠的勇將。這位尊貴的投誠者立刻獲得主將的階級，是最重要的指揮官，趁自己同伴的軍隊沉溺於酒醉和夢鄉時，發起大膽的突擊，殘酷屠殺驚愕的哥特人，帶回大量戰利品，包括4000輛四輪大車。

在政略家巧妙的操作下，迥然相異的手段可以運用於同樣目的。過去羅馬帝國因哥特民族的分裂而獲得的和平，現在靠著哥特民族的再度統一，反倒能夠維持於不墜。對於這些非比尋常的事件，阿薩納裡克在一旁靜觀待變，他看到有壯大實力的機會，終於從考卡蘭森林的深處現身而出，毫不猶豫地渡過多瑙河。弗裡提根有相當數量的屬下，深感缺乏領導中樞所造成的混亂，部落的民眾很容易追隨他們所認可的國王。而阿薩納裡克的出身、能力和經驗，都有資格成為哥特人的士師，但是他已屆高齡，失去鬥志，不再率領民眾走向戰場爭取勝利；以他的睿智，情願傾聽公平的建議，與羅馬簽訂光榮而有利的條約。狄奧多西深知新盟友的功勳和權力，在離開君士坦丁堡7英里遠的地方，親自前去迎接，用對信任的朋友和對一位君王的排場，在皇城款待阿薩納裡克的來訪。

蠻族的國王極為好奇，各種事物使他目不暇接，深受感動之際，發出讚美的呼聲。他說道：要不是我親眼看見，真不相信有這樣壯觀的首都!他舉目四望，欣賞城市的絕佳位置，城牆和公共建築既堅固又華美，廣闊的港口停滿無數船隻，與遙遠的國家保持不斷的來往，部隊的武器和訓練也令人歎為觀止。阿薩納裡克繼續說道，羅馬皇帝是地上的神明，膽大妄為之徒要是違命不從，誓必取他性命來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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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國王未能長久享受豪奢而尊榮的接待，節制並非蠻族所推崇的美德，致命的疾病來自皇家飲宴所帶來的歡樂(公元381年1月25日)。但是就狄奧多西的政策而言，從盟友死亡所獲得的實際利益，超過期望他能提供的忠誠服務。他在東部的都城，為阿薩納裡克的葬禮舉行莊嚴的儀式，建立宏偉的紀念碑，狄奧多西用慷慨的恩情和悲傷的面容，贏得蠻族軍隊的感激，使他們全體加入羅馬帝國的軍籍。
[373]

 西哥特大軍的歸順產生極為有利的後果，再結合武力、遊說和賄賂的影響，歸順的範圍日益擴大。每位獨立自主的酋長爭相要求籤訂條約，唯恐落人之後，形成孤立失去保護，受到征服者的報復和制裁。在瓦倫斯皇帝戰敗慘死以後，過了4年1個月又25天，哥特人最後還是全體投降。
[374]



阿拉瑟烏斯和薩弗拉克斯有積極進取的精神，要找尋新的地點，滿足掠奪的需求，獲得光榮的成就，於是率眾主動撤離，使得多瑙河的各行省能從格魯杜吉人，也就是東哥特人的重壓下脫身。燒殺一空的破壞路線指向西方，但是後人對他們的冒險事跡所知有限。東哥特人將高盧行省幾個日耳曼部落驅走，與格拉提安皇帝締結條約，很快就加以撕毀，然後進入北方不知名的國土，這樣過了4年以後，帶著聚積起來的力量重新回到下多瑙河的兩岸(公元386年10月)。他們的部隊徵召日耳曼和西徐亞凶狠的武士，帝國的士兵甚至就是歷史學家，也都不認得這個過去敵人的姓名和外貌。指揮色雷斯邊區軍事和海軍單位的將領馬上瞭解到，他具有的優勢會給公眾帶來很不利的後果。蠻族畏懼他那隨時可以出動的艦隊和軍團，可能會拖到冬天快到才渡河。

他派出高明的密探進入哥特人的營地，引誘蠻族中計自投羅網，用大膽的策略說服他們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偷襲在睡夢中的羅馬大軍，讓這群烏合之眾盡快登上3000條獨木舟編成的船隊。最勇敢的東哥特人擔任先鋒，主力由剩餘的臣民和士兵組成，就連婦女和小孩，都可以很安全地跟著後衛一起前進。於是他們選擇了一個無月的黑夜，按著計劃展開行動，在快要抵達多瑙河南岸時，滿懷信心會找到容易登陸的地點和沒有警衛的營地。但是蠻族的進軍受到未曾意料到的阻礙，就在河面上停頓下來，他們面對的是排成三列的船隊，首尾相接很堅固地連在一起，順著河流有2.5英里長，構成無法穿越的銅牆鐵壁。他們在螳臂當車的搏鬥中掙扎，想要打出一條血路，右翼受到一隊戰船的攻擊，毫無還手的能力，被打得落花流水。這些戰船順流而下，加上槳櫓並用，真是勢不可當。它們利用重量和速度，把蠻族粗製濫造的獨木舟不是撞毀擊沉，就是加以驅散。蠻族雖然奮戰到底還是無濟於事，阿拉瑟烏斯是東哥特人的國王和主將，隨同英勇的部隊，死於羅馬人的刀劍之下，再不然就是喪生在多瑙河的波濤之中。受到圍剿的船隊有一部分抵達對岸，驚慌而混亂的群眾沒有採取行動的能力，也沒有任何辦法，只有乞求勝利的敵人大發慈悲。

對於這次事件以及很多類似的狀況，狄奧多西時代的作家，很難獲得一致的論點。有一位帶有成見和惡意的歷史學家，把狄奧多西的統治批評得一無是處，說他並未參加這次作戰，完全是英勇的部將普羅摩圖斯在現場指揮，從而徹底殲滅蠻族的大軍。
[375]

 有位曲意奉承的詩人，在霍諾留的宮廷中，寫詩讚美先帝和其子的光榮事跡，把勝利歸於狄奧多西個人具有大無畏的精神，甚至隱約提及當時的情節，說是皇帝親手宰了東哥特人的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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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偏激和矛盾的說辭之中，我們只有持平而論，才能發現歷史的真相。


 十四、安置哥特人在帝國各地及其影響(383—395 A.D.)

最早的條約指定哥特人的居住區域，給予各種特權，規定應盡義務，這些都是狄奧多西和其繼承人的光輝史跡。但資料有限，所以不能正確瞭解相關條款的精神和內容。面積廣闊的肥沃土地，因戰爭的破壞和暴政的摧殘而一片荒蕪，就撥給蠻族使用，照說他們不會拒絕從事農業生活。大群西哥特人定居在色雷斯，部分東哥特人遷到弗裡吉亞和呂底亞，分配所需的穀物和牛。為鼓勵他們辛勤工作，羅馬人免除了他們一定年限的貢金。沒有把蠻族分散在各行省，是怕他們認為這是朝廷的猜忌之心在作祟，而且這樣做也未免顯得不近人情。事實上，他們在指定居住的村莊和區域，擁有土地所有權；仍舊維持原有的習慣和語言，並被允許推廣和傳承；在專制政體的轄區內，他們擁有內部管理的自主權；他們必須承認皇帝的主權，但對羅馬的次級管轄權，不必服從相關法律的規定和官員的判決；各部落和家族的世襲酋長，無論平時還是戰時，仍舊統治他們的族人；不過蠻族的王室階層要廢除，哥特將領的任免由皇帝決定。納編4萬名哥特人成為東部帝國的建制部隊，被授予「聯盟軍」的稱呼，穿著金領服裝，發給高額薪餉，享受優待特權，遵守兵器的運用和紀律的要求，增強了他們天生的尚武精神。蠻族成為帝國的「雙刃之劍」，可以保衛也可以威脅公眾和國家。從此，羅馬人心靈中唯一能激起軍事熱情的火花，終告熄滅。狄奧多西用言辭說服盟友，他之所以提出和平條件，是因為和哥特民族之間誠摯的友誼，但事實卻是基於審慎和需要，情勢所逼不得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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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辱而危險的讓步引起多方指責，狄奧多西生動描繪戰爭的災難，特別強調目前已出現秩序、富裕和安全的徵兆，他用這種成就來為自己辯護，也向不滿人士表示歉意。狄奧多西的擁護者肯定他的作為，他們認為有太多勇武的蠻族失去祖國，陷入鋌而走險的絕境，要想全部殲滅，根本不可能；若善加運用，反而能獲得許多士兵和農夫，使衰竭的行省得以恢復活力。很多人同意這種看法。蠻族仍對羅馬懷有敵意，表現出一副怒氣衝天的樣子，但過去的經驗使羅馬人相信，他們終究會習於勤勉和服從。他們的風俗習慣和言行舉止，會因時間、教育和基督教的影響，產生教化作用而大為改觀。他們的後裔也會逐漸同化在羅馬民族的大熔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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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樂觀的臆測之詞聽起來雖有幾分道理，但有識之士認為，哥特人終是心腹之患，將成為羅馬帝國的征服者。他們用粗野的言辭和狂妄的舉動，侮辱羅馬市民和行省人員，卻免於任何懲罰。
[379]

 狄奧多西的常勝英名，是靠著蠻族的擁戴和英勇建起來的，但他們的協助既不可靠又會帶來危險，在最需要他們賣力時，天生叛逆而多變的性格，使他們放棄自己的職責。內戰時期征討馬克西穆斯時，大量哥特逃兵藏身在馬其頓沼澤地區，蹂躪鄰近行省，迫使無畏的君王用盡心機，使出全力，才撲滅叛亂火焰。
[380]

 公眾起了猜疑之心，至感憂慮，認定這些暴亂並非一時的意外事件，而是精心策劃的敵對行動。大家相信哥特人簽訂和平條約時，帶著敵意和陰謀。他們的酋長過去在暗中發下重誓，絕不能相信羅馬人，所以表面上顯出忠誠和友好的態度，其實完全是在等待良機，進行掠奪和征服，以報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但蠻族並非不知心存感激，有些哥特人的首領是真誠報效帝國，或至少是對皇帝效忠。

整個民族逐漸分裂為兩個對立派系，就第一次和第二次條約所律定的權利義務，展開激烈辯論。一派哥特人認為自己是羅馬的友人，支持公正與和平，聽從弗拉維塔的領導。這位勇敢而正直的青年，舉止優雅，慷慨大方，和藹可親，在族人之中是鶴立雞群。但人數眾多的派系，追隨性格凶狠不講道義的普利烏爾夫，他熱情暴躁，領導著好戰的族人主張獨立。在一個莊嚴的節慶，兩派的酋長應邀參加皇家宴會，酒酣耳熱之餘，他們忘卻了禮儀和地位應有的規範，當著狄奧多西的面，提起不容旁人置喙的家務事，發生激烈爭執。皇帝在旁靜觀極其不當的口角，強忍心中的驚愕和憤慨，接著就宣佈散會。弗拉維塔被敵手的無理取鬧激怒，而且起了警惕之心，知道從宮中分手後就會引發內戰，於是大膽跟在普利烏爾夫後面，拔出劍來把他當場殺死。雙方的隨護人員迅速拿起武器。要不是皇家衛隊及時介入，羅馬的忠誠勇士在對方的人數優勢狀況下，受不到保護就會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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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族的狂暴令羅馬皇帝的宮廷和宴會蒙羞。只有狄奧多西堅定而嚴正的態度，才能約束性格急躁的哥特人，看來國家的安危繫於皇帝一人的命運和能力。


 譯名表

Abbas　阿拔斯王朝

Ablavius　阿布拉維斯

Abulghazi Bahadur　阿布加齊大人

Acra　阿克拉

Adiabene　阿底阿貝尼

Aedesius　埃得西烏斯

Aelian　艾利安

Aestii　埃斯蒂人

Afrasiabs　阿法拉斯亞人

Agathocles 阿加索克裡斯

Agathyrsi　阿加瑟西

Agilo　阿吉羅

Agricola　阿格裡科拉

Al Modain　阿爾·摩代因

Alani　阿蘭人

Alaric　阿拉裡克

Alatheus　阿拉瑟烏斯

Alavivus　阿拉維烏斯

Albela　阿貝拉

Aleppo　阿勒頗

Alsace　阿爾薩斯

Alypius　阿利庇烏斯

Amali　阿馬利

Amida　阿米達

Amoor　黑龍江

Anabasis　《遠征記》

Anastasia　安娜斯塔西亞

Anatho　安納索

Anatolius　安納托裡烏斯

Anbar　安巴

Angara　安加拉河

Angustioe Succorum　安古斯廷·蘇卡隆姆

Annah　安納

Antermony　安特摩尼

Anteros　安忒洛斯

Antiochus　安泰阿克斯

Apamea　阿帕梅亞

Apodemius　阿波德尼烏斯

Apollinaris　阿波利納裡斯

Apollonia　阿波羅尼亞

Apuleius Lucius　阿普列烏斯

Aquileia　阿奎萊亞

Arbela　阿貝拉

Arbetio　阿爾貝提奧

Arbil　阿比爾

Ardis　阿爾迪斯

Arethusa　阿雷蘇薩

Argentaria　阿根塔裡亞

Argos　阿爾戈斯

Arinthaeus　阿林蘇斯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Arlapensis　阿爾拉奔西斯

Armorica　阿摩裡卡

Arsaces Tiranus　阿薩息斯·提拉努斯

Arsacides　阿爾薩息德斯

Artagera　阿爾塔格拉

Artaxerxes　阿爾達希爾

Artogerassa　阿爾托格拉薩

Ascalon　阿斯卡隆

Ascelin　阿塞林

Asfendiar　阿斯芬迪爾

Aspacuras　阿斯帕庫拉斯

Athanaric　阿薩納裡克

Attacotti　阿塔科提人

Attila　阿提拉

Attuarii　阿陶裡人

Atys　阿提斯

Babylas　巴比拉斯

Bacchus　酒神巴庫斯

Bactriana　巴克特裡亞納

Bacurius　巴庫裡烏斯

Basilina　巴西麗娜

Basra　巴斯拉

Batavians　巴塔維亞人

Batnae　巴特尼

Bayle　貝爾

Bede　比德

Belgic Gaul　貝爾京高盧

Bell　貝爾

Bentley　本特利

Beraea　貝裡亞

Besancon　貝桑松

Bessi　貝西

Bineses　拜尼西斯

Bir　比爾

Biscay　比斯開灣

Boethius　波伊西烏斯

Bollandists　波朗德派

Bononia　波諾尼亞

Borysthenes　波裡斯提尼斯河

Boulogne　布倫格涅

Bourdeaux　布爾多

Bourges　布爾吉

Bregetio　佈雷格提奧

Buchanan　布坎南

Bucharia　布加裡亞

Burgundians　勃艮第人

Cadmus　卡第穆斯

Caf　卡夫山

Cagliari　卡利亞里

Caithness　凱斯內斯

Caius　蓋烏斯

Callinicum　卡林尼庫姆

Callixene　卡麗遜妮

Calmucks　卡爾梅克人

Camden William　卡姆登

Campania　坎帕尼亞

Candidus　坎迪杜斯

Canidia　康妮迪婭

Cannae　坎尼平原

Capros　羊河

Carche　卡爾契

Carizme　卡裡斯姆

Carmanian　卡曼尼亞人

Carpin　卡爾平

Carrhae　城市卡雷

Castabala　卡斯塔巴拉

Castalian　卡斯塔裡亞

Catalaunian　卡塔勞尼亞平原

Catullus　卡特盧斯

Caucaland　考卡蘭

Caucha　考丘

Censorinus　琴索裡烏斯

Centaurs　半人半馬的森陶

Ceres　克瑞斯

Chaboras　查波拉斯

Chalcedon　卡爾西頓

Chalcis　卡爾息斯

Champagne　香檳省

Charax　沙拉克斯

Charito　查麗托

Chi　代表基督教

Chosroes　科司羅伊斯

Chrysanthes　克裡桑特斯

Cibalis　西巴利斯河

Cilicia　西利西亞

Cimbric　辛布裡克

Cincinnatus　辛辛納圖斯

Circesium　奈爾切西烏姆

Cirencester　賽倫塞斯特

Claudia　克勞狄婭

Clermont　克萊蒙

Cleves　克裡夫斯

Coche　科切

Colias　科利阿斯

Colmar　科爾馬

Comorin　科摩林角

Constantia　君士坦提婭

Corduene　科朱尼

Corinth　科林斯

Corna　科爾納

Coroultai　庫利爾台

Cortez Hernando　科特茲

Cottian Alps　阿爾卑斯山

Cousin　庫辛

Crassus　克拉蘇

Cruinich　克魯尼克

Ctesiphon　達泰西封

Curds　庫德人

Cybele　西布莉

Cydnus　西德努斯

Cyril　西裡爾

Cyropaedia　《居魯士的教育》

Cyrus　居魯士

Dadastana　達達斯塔納

Dagalaiphus　達迦萊法斯

Dalmatia　達爾馬提亞

Damasus　達馬蘇斯

Danastus　達納斯圖斯

Daphne　月桂女神

Darius　大流士

Datianus　達提阿努斯

David Dalrymple　大衛·達爾林普爾

de Guignes Joseph　德吉尼

Delos　提洛島

Delphi　德爾斐

Demeter　德墨忒爾

Dicaearchus　狄凱阿科斯

Diodorus Siculus　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

Diodorus　狄奧多魯斯

Diogenes　第歐根尼

Dniester　德涅斯特河

Dracontius　德拉康提烏斯

Drakenborch　德拉肯波克

Dresden　德累斯頓

Drusus Nero Claudius　德魯蘇

Dura　杜拉

Eburones　厄布羅尼人

Ecbatana　埃克巴塔納

Ecdicius　埃克狄烏斯

Edessa　埃德薩

Elis　伊利斯

Elpidius　埃爾皮狄烏斯

Emir　埃米爾

Ephesus　以弗所

Epictetus　埃皮特克圖斯

Epidaurus　伊庇道魯斯

Epiphania　埃皮法尼亞

Epiphany　顯觀節

Epirus　伊庇魯斯

Equitius　埃奎提烏斯

Erictho　伊瑞克梭

Erin　埃林

Eros　厄洛斯

Erse　蓋爾

Esquiline　埃斯奎林丘(羅馬七山之一)

Etruria　伊特魯裡亞

Eudoxus　主教優多克蘇斯

Eunomius　優諾米烏斯

Euripides　歐裡庇得斯

Euthalites　優泰萊特人

Eutherius　優錫裡烏斯

Fabius　法比烏斯

Fabricius　法比裡修斯

Faustina　福斯蒂娜

Fergus　費格斯

Fingal　芬戈爾

Firmus　菲爾穆斯

Firuz　菲魯茲

Flechier　弗萊希耶

Florentius　弗羅倫提烏斯

Foster　福斯特

Fravitta　弗拉維塔

Frederic II　弗雷德裡克二世

Frigerid　弗裡傑裡德

Fritigern　弗裡提根

Frusino　弗魯西諾

Gabinius　蓋比尼烏斯

Galatia　加拉太

Gallicia　加利西亞行省

Gassan　迦山部落

Gaudentius　高登提烏斯

Gaugamela　高加米拉

Gelasius　教皇傑拉修斯

Geloni　格洛尼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the Tartars　《韃靼譜系史》

Gerbillon　張誠

Getulia　蓋突利亞

Gigeri　吉傑裡

Gorgo　戈爾戈

Gratian　格拉提安

Great Zab　大札卜河

Green　「綠地」

Gruthungi　格魯杜吉人

Guadalguivir　瓜達幾維亞

Hadrianople　哈德良堡

Haemus　海姆斯

Hamadan　哈馬丹

Haran　哈蘭

Harpe　哈普

Harte　哈特

Hebrides　赫布裡底群島

Hecate　赫卡特

Heliodorus　希利奧多魯斯

Hendenos　亨德諾斯

Herculians　海克留斯

Hercynian　黑西尼亞

Hermanric　赫曼裡克

Heruli　赫魯利人

Heylin　海林

Hielapolis　海拉波裡斯

Hippocentaur　半人半獸

Holstein　荷爾斯泰因

Hords　「旗」

Hormisdas　霍爾米斯達斯

Hume　休謨

Hungary　匈牙利

Hydra　海德拉

Hyperborean　海勃波裡安海

Hyrcania　希爾卡尼亞

Hystaspes　希斯塔斯皮斯

Iamblichus　揚布利庫斯

Iberian　伊貝裡安

Icy Sea　北冰洋

Idaean　伊達恩

Ierne　伊爾尼

Igilgilis　伊吉爾吉利西河

Igmazer　伊格馬澤爾

Igours　伊果人

Imaus　伊穆斯

Innocence　「純純」

Iphicles　伊菲克裡斯

Ireland　愛爾蘭

Irtish　額爾齊斯河

Isaflenses　伊薩弗倫西斯人

Isaurians　伊索裡亞人

Isidore　伊希多爾

Isis　伊西斯

Isle of Man　人島

Isle of Saints　聖島

Isle of Skye　天堂島

Issac Vossius　艾薩克·福修斯

Isthmus　地峽

Ixion　伊克西翁

Jaxartes　藥殺水河

John Macpherson　約翰·馬克弗森

Jortin　喬廷

Jovian　約維安

Jovians　約維烏斯

Jovinus　傑維努斯

Jovius　約維努斯

Jugurtha　朱古達

Julian Alps　阿爾卑斯山

Julius　尤利烏斯

Justin　查士丁

Justina　賈斯蒂娜

Juventius　尤維提烏斯

Kama　卡馬

Kappa　代表君士坦提烏斯

Kent　肯特

Khalif Omar　歐麥爾哈里發

Khan of Khowaresm　闊萬林大汗

Lancearii　蘭斯阿里人

Laodicea　拉奧狄凱亞

Lauriacensis　勞裡阿辛西斯

Lauriacum　勞裡阿庫姆

Lentienses　倫提恩西

Leonas　李奧納斯

Libanius　利巴尼烏斯

Liburnarii　裡本納裡

Lightfoot　萊特福特

Liptis　利普提斯

Litarbe　利塔比

Livy Titus Livius　李維

Logos　邏各斯

Lorch　洛爾希

Lower Maesia　下梅西亞

Lucan Marius Annaeus Lucanus　盧坎

Lucian　琉善

Lucifer　魯西菲

Lucilian　盧西利安

Lucilianus　盧西裡阿努斯

Lucillian　盧西利安

Lucius　盧西烏斯

Lupicinus　盧庇西努斯

Lusace　盧薩斯

Lusitania　琉息太尼亞

Lycia　呂西亞

Lyco　呂科

Lycus　狼河

Lydia　呂底亞

Lyttelton　利特頓

Macepracta　馬西普拉克塔

Macrianus　馬克裡阿努斯

Macrobius　馬科羅皮烏斯

Maeotis　梅奧蒂斯海

Magdeburgh　馬格德堡

Maginensis　馬吉尼西斯

Maia　邁厄

Maimonides　邁蒙尼德

Maiuma　邁烏瑪主教

Malarich　馬拉裡克

Malek Rodosaces　馬萊克·洛多薩息斯

Mambre　馬布利橡樹園

Mamertinus　馬梅提努斯

Maogamalcha　毛蓋馬爾恰

Marcellinus　馬塞利努斯

Marcianapolis　梅西亞納波裡斯

Marco Polo　馬可·波羅

Mardonius　馬多尼烏斯

Maronga　馬羅迦

Mattiarii　馬提阿里人

Maurus　莫魯斯

Maximin　馬克西明

Maximus　馬克西穆斯

Medes　梅德人

Media　米底

Mediana　梅迪亞納

Mediomatrici　梅迪歐馬特裡西

Melitene　梅利泰內

Mellobaudes　梅洛包德斯

Menander　米南德

Menbigz　門貝茲

Menelaus　墨涅拉俄斯

Mentz　門茲

Meranes　麥蘭尼斯

Mercury　墨丘利

Merovingian　墨洛溫

Messalla　梅薩拉

Meta　梅塔

Metellus　梅泰盧斯

Methone　邁索尼

Metz　梅斯

Mica Aurea　「小金」

Midas　米達斯

Milesian　米利都人

Misopogon　《厭胡者》

Modar　摩達爾

Modena　摩德納

Moguntiacum　莫甘提阿庫姆

Montesquieu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孟德斯鳩

Mopsucrene　莫普蘇克裡尼

Moriah　莫裡阿

Mosul　摩提爾

Mursa　穆薩

Ninus　尼努斯

Nabal　納巴爾

Nacolia　納科利亞

Nahar-Malcha　納哈爾·馬爾查

Naissus　納伊蘇斯

Nanienus　納尼努斯

Nazianzus　納濟安祖斯

Nebridius　內布裡狄斯

Negroes　尼格羅人

Nemean　涅墨亞

Nemesis　涅墨西斯

Nepthalites　尼泰萊特人

Nestor　涅斯托耳

Nevitta　內維塔

Nicephorium　尼西豐裡烏姆

Niger　尼日爾

Nisibis　尼西比斯

Nismes　尼姆

Nitria　尼特裡亞

Nohordates　諾霍德特斯

Nomentana　諾蒙塔納

Novogrod Veliki　諾夫哥羅德·維利奇

Oea　奧亞

Olympias　奧林匹婭斯

Olympiodorus　奧林庇奧多魯斯

Omar　歐默爾

Opis　俄庇斯

Orchoe　奧科伊

Orentes　奧龍特斯

Orkneys　奧克尼

Ormusd　阿胡拉

Orpheus　奧爾甫斯

Ortous　鄂爾多斯

Osrhoene　奧斯若恩

Ossian　奧西安

Oxus　烏滸

Pacatus　帕卡圖斯

Pachomius　帕科米烏斯

Palladius　帕拉狄烏斯

Pan　牧神潘

Para　帕拉

parasang　帕拉森(長度單位)

Parma　帕爾馬

Pasitigris　帕斯底格里斯

Paulinus　保利努斯

Penelope　佩涅洛珀

Peneus　佩尼烏斯

Pentadius　彭塔狄烏斯

Pergamus　帕加馬

Perisabor　佩裡薩波

Peroses　佩魯西斯

Persephone　珀耳塞福涅

Pessinus　佩西努斯

Petit Croix　珀蒂·克魯瓦

Petronius　彼得洛尼烏斯

Petulants　佩圖蘭特人

Philippi　腓立比

Philippopolis　菲利普波利斯

Phrygia　弗裡吉亞

Picts　皮克特人

Pindar　品達

Plantagenets　金雀花王朝

Plotinus　柏羅丁

Porphyry　波菲利

Praetextatus　普雷提克塔圖斯

Presburgh　普雷斯堡

Priarius　普裡阿尼努斯

Priscus　普裡斯庫斯

Priulf　普利烏爾夫

Probus　普羅布斯

Procopius　普羅科皮烏斯

Profuturus　普洛弗圖拉斯

Promotus　普羅摩圖斯

Pruth　普魯斯河

Pusaeus　普塞烏斯

Python　畢頌

Quadi　誇迪人

Rando　倫多

Ratisbon　拉蒂斯邦

Rauraci　勞拉西

Remigius　裡米吉烏斯

Restar　雷斯坦

Rhodanus　羅達努斯

Rhodope　羅多彼山脈

Richomer　裡紹默

Romanus　羅馬努斯

Roxolani　羅克索拉尼

Rubruquis　魯布魯基斯

Rufinus Tyrannius　魯菲努斯

Rustan　羅斯坦

Sabaeans　薩巴人

Sabrata　塞卜拉太

Sala　薩拉河

Salices　沙利西斯

Samara　薩馬拉

Samoiedes　薩莫耶德人

Samosata　薩摩薩塔

Sampsiceramus　桑普西塞拉穆斯

Sandwich　桑威奇

Sangarius　桑迦裡烏斯

Saphrax　薩弗拉克斯

Sappho　薩福

Saracens　薩拉森人

Saratoff　薩拉托夫

Sardes　薩爾代斯

Sarpedon　薩耳珀冬

Satires　薩泰爾

Saturninus　薩圖爾尼努斯

Satyrs　薩提爾

Sauromaces　薩洛馬息斯

Scarponna　斯卡波那

schaeni　斯契尼

Schultens Albert　舒爾廷斯

Scota　斯科塔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

Secundinus　康狄努斯

Segovia　塞哥維亞

Seleucus Nicator　塞琉古·尼卡托

Selinga　塞林加

Serendib　塞倫底布

Severa　塞維拉皇后

Severus　塞維魯

Shat-ul-Arab　薩特·烏爾·阿拉伯

Sicininus　西西尼努斯

Side　錫德

Silenus　西勒諾斯

Sinistus　西尼斯圖斯

Sion　錫安

Sirmium　西米烏姆

Sirmond　西爾蒙

Sitifi　西提菲

Sleswig　石勒蘇益格

Sogdiana　粟特平原

Solicinium　索利西尼烏姆

Sosibius　索西比烏斯

Spanheim　施潘海姆

Spelman Edward　斯佩爾曼

Spencer　斯賓塞

St.Germain des Prez　聖吉曼德佩

St.Maria Maggiore　聖瑪利亞·馬喬裡教堂

St.Hilarion　聖奚拉裡

St.Mamas　聖馬馬斯

Succi　蘇西伊

Suerid　蘇裡德

Sulpicius Severus　提爾庇西烏斯·塞維魯

Sultan　蘇丹

Sumere　蘇美爾

Surenas　蘇雷納斯

Susa　蘇薩

Sylvanus　西爾瓦努斯

Symmachus　西曼庫斯

Taifalae　泰法勒人

Tanais　塔內斯河

Tantalus　坦塔羅斯

Taprobana　塔普洛巴納

Tarentum　他林敦

Tarquitius　塔奎提烏斯

Tarsus　塔爾蘇斯

Tartarean　韃靼裡亞

Tartars　韃靼人

Taurus　托魯斯

Teredon　特倫敦

Termini　地界神

Tertullus　特圖拉斯

Themistius　提米斯提烏斯

Theodoret　狄奧多里特

Theodosius　狄奧多西

Theodotus　狄奧多圖斯

Thervingi　特爾文吉人

Thilsaphata　提爾沙法塔

Thilutha　提盧塔

Thule　圖勒

Thuringia　圖林吉亞

Thyatira　塞阿提拉

Tiberias　太巴列

Timur　帖木兒

Tiranus　提拉努斯

Titus　提圖斯

Tomi　托米

Tongouses　通古斯人

Touran　圖蘭人

Trajan　圖拉真

Transylvania　外斯拉夫尼亞

Travitta　特拉維塔

Tripoli　的黎波里

Tyrannicide　「誅戮暴君」

Ulphilas　烏爾菲拉斯

Ulster　阿爾斯特

Ulysses　尤利西斯

Umbria　翁布裡亞

Ur　烏爾城堡

Ursacius　烏爾薩西烏斯

Ursinus　烏爾西努斯

Ursulus　烏爾蘇盧斯

Utica　尤蒂卡

Vadomair　瓦多邁爾

Valens　瓦倫斯

Valentia　瓦倫提亞

Valentinian　瓦倫提尼安

Valeria　瓦倫裡亞

Valladolid　瓦拉多利德

Vandale　旺達勒

Varronian　瓦羅尼安

Vasinobroncae　瓦西諾布朗奇

Venedi　維尼第人

Veneti　維內蒂人

Verbiest　南懷仁

Vesontio　韋松提奧

Vespasian　韋斯巴薌

Victor　維克托

Vienna　維埃納

Vigours　維果人

Virgil　維吉爾

Volga　伏爾加河

Vologesia　沃洛吉西亞

Wallachia　瓦拉幾亞

Warburton William　沃伯頓

Wesseling　韋塞林

Whitaker　惠特克

Wirtemberg　威爾登堡

Witheric　威特裡克

Withicab　威西卡布

Withimer　威悉默

Xenophon　色諾芬

Xerxes　薛西斯

Zabatus　札巴圖斯

Zama　扎瑪

Zephaniah　澤西番雅

Zeugma　伊格瑪

Zopyrus　佐派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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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演說家提米斯提烏斯認為，這封皇家信函不論包含哪些內容，應該是發到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奧勒利烏斯·維克托在君士坦提烏斯最後一年發表編年史摘要，把日耳曼戰爭的勝利歸於皇帝的睿智和愷撒的機運。然而後面這位歷史學家對尤里安感激萬分，因為尤里安賜給他建立銅像的榮譽，在潘諾尼亞擔任僅次於執政官的職務，成為城市的郡守。


[2]
 　[譯注]凱爾特人是高盧人，佩圖蘭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個部族；赫魯利人是以前的條頓人；巴塔維亞人是居於低地的日耳曼人。以上人員就是現地招募的軍團。


[3]
 　阿米阿努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那麼點時間，根本不可能完成3000英里的行軍，等於是說君士坦提烏斯的命令是針對尤里安而發，要剝奪他的兵權，所以這是極度惡劣的行為。事實上，高盧部隊要到秋末才能抵達敘利亞。所以阿米阿努斯的記憶不正確，或者是用語有了錯誤。


[4]
 　盧庇西努斯的勇氣和指揮才能都受到阿米阿努斯的肯定，但這位歷史學家用過分做作的筆調，指控這位將領過於傲慢，喜歡表功，甚至懷疑他不僅殘酷而且貪婪。皮克特人和蘇格蘭人的入侵狀況很嚴重，甚至尤里安考慮要渡海過去親自處理。


[5]
 　尤里安批准他們使用《狄奧多西法典》裡常說的驛車，每輛可載運1500磅的重量。


[6]
 　很可能是設置浴場的宮殿，有堅固而高聳的大廳，現在在巴黎還存在哈普區。這座建築物包含很大的空間，成為大學的一部分。墨洛溫王朝的花園與聖吉曼德佩修道院連在一起，由於時間的侵蝕和諾曼人的損毀，這座古老的宮殿在12世紀時成為一堆由廢墟形成的迷宮，最幽暗的地方是偷情的好去處。


[7]
 　羅馬人的時間無論白天或夜晚都以12個時辰計算，但是每個時辰因季節不同而長短不一，如夏季白天每個時辰為現代時間的1.5小時，而冬天只有45分鐘。白天的第三時是指日出後第三個時辰，約在上午9時或10時左右。


[8]
 　甚至在這樣囂鬧的時刻，尤里安都注意到重視迷信的典禮形式，堅持拒絕使用女性項鏈或馬頸圈，認為這很不吉利，急躁的士兵臨時使用這些作為皇冠的代替品。


[9]
 　同樣價值的金或銀，也就是5塊金幣或1磅白銀，合今日幣值約5鎊10先令。


[10]
 　尤里安對韋松提奧(或稱為貝桑松)有很簡單的描述，在一個岩石的半島上，被河流所圍繞，是景色很壯觀的城市，有很多教堂，現在已經衰落成為小鎮，建立在原來的廢墟上。


[11]
 　瓦多邁爾進入羅馬軍隊服務，從蠻族國王晉陞到腓尼基公爵。他仍保持愛耍手段的天性，瓦倫斯統治期間在亞美尼亞戰爭中英勇作戰，表現優異。


[12]
 　海倫娜的遺體被運到羅馬，葬在郊外的諾蒙塔納村，靠近她的姐姐君士坦提娜的墓地。後來尤里安受到很荒謬的指控，說他毒死自己的妻子，把他母親遺留的首飾當報酬送給她的醫生。利巴尼烏斯為心目中的英雄寫了一篇辯白書，反而提出無法自圓其說的理由，只是一味認為他絕不會犯下這種罪行。利巴尼烏斯指控東部的禁軍統領埃爾皮狄烏斯，頹廢柔弱而且有不榮譽的行為，握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是控訴尤里安的原告。然而傑羅姆稱讚埃爾皮狄烏斯的信仰虔誠，阿米阿努斯也說他心地善良。


[13]
 　[譯注]也稱為主顯節，是紀念耶穌向世人顯現的節日，天主教和新教都是在1月6日，東正教在1月18日或19日。


[14]
 　他堅定地表示，拒絕接受統領的致歉，將他送到托斯卡納。利巴尼烏斯表現出極為憤恨的態度，辱罵內布裡狄斯的行為，稱讚士兵同仇敵愾的精神，幾乎要責備尤里安太過婦人之仁。


[15]
 　這個森林是黑西尼亞大森林的一部分，在尤里烏斯·愷撒時代，從勞拉西(巴西爾)的國土延伸到無邊無際的北部地區。


[16]
 　甚至連聖者都讚許這次行軍的迅速和隱秘，後面的詩句是另外一位背教者而作，有位現代神學家用此來描述尤里安的進軍：這樣匆忙的魔鬼，飛越沼澤和峭壁/無論是直行或曲折穿過稠密或稀薄的空氣/用它的頭部、雙手、翅膀或兩條腿/在那裡游著潛著涉著爬著飛著，趕它的路。


[17]
 　根據《職官志》的記載，這樣大的間隔要配置2個或3個船隊，像是勞裡阿辛西斯(在勞裡阿庫姆，或是洛爾希)，阿爾拉奔西斯、馬吉尼西斯；同時提到在裡本納裡有5個軍團，或許是支隊，也可能是水師的一種。


[18]
 　阿米阿努斯的描述只是間接證據，可以用來證明安古斯廷·蘇卡隆姆或蘇西伊關隘的確實位置，丹維爾因為這兩個名字的很小差別，認為應該位於撒爾底迦和納伊蘇斯之間。我必須指出，在這位值得敬佩的地理學家的地圖和著作中，這是唯一讓我找出的錯誤。


[19]
 　阿米阿努斯按照當時他所瞭解的狀況加以敘述，跟我們採用的情節還是有點出入。


[20]
 　尤里安非常武斷地提到他攔截君士坦提烏斯給蠻族的信函，利巴尼烏斯肯定有這回事，說他在行軍到部隊或城市的途中讀到過這封信。然而阿米阿努斯倒是不覺得有什麼不得了，他特別指出就算攔截到瓦多邁爾給君士坦提烏斯的信，也不過是兩人之間的私函而已。


[21]
 　尤里安的出生年份不是很確定，生日是11月6日，年份是公元331年或公元332年，我認為是較早那年。


[22]
 　尤里安在給提米努斯的一封長篇大論的書信中，有力地表達出極富哲理的概念，有的地方稍嫌裝腔作勢。布萊特裡認為這份傳神的翻譯出自提米努斯的手筆，他的演說詞現在還有留存。


[23]
 　賽車後來增加為每天25場，每次出賽4輛車一共100車次，4輛車各用不同的顏色，通常繞著梅塔跑5圈或7圈。要是按照羅馬的馬克西穆斯賽車場，或是君士坦丁堡的橢圓形競技場的標準，比賽的距離大約是4英里。


[24]
 　尤里烏斯·愷撒在比賽激烈時閱讀緊急送來的公事，觸怒羅馬的觀眾。奧古斯都為了討好人民，對賽車場的事務非常重視，加上自己也有興趣，會全神貫注於比賽的進行，而且經常宣稱賽車是他最喜愛的運動。


[25]
 　然而尤里安受到控訴說他把整個市鎮送給宦官，利巴尼烏斯為他闢謠，說這件事是君士坦提烏斯所為。不過，這件訟案洩露了很多不為人知的情節。


[26]
 　[譯注]第歐根尼(412B.C.—323B.C.)是希臘犬儒學派哲學家，非常憤世嫉俗，安貧樂道，有許多知名的事跡，像是住在一個木桶裡，在中午打著火把去找誠實的人。


[27]
 　兩位薩路斯特一位是高盧的禁衛軍統領，另一位是東部的禁衛軍統領，要很小心才能區別清楚。我通常用他的第二個名或家姓來稱呼，第二位薩路斯特獲得基督徒的尊敬，格列高利·納齊安贊雖然譴責他的宗教，卻欽佩他的為人。


[28]
 　共和政體古老的位階仍然受到尊敬，當聽到托魯斯身居執政官的職位，卻被當成罪犯召上法庭，民眾都感到非常驚訝和憤慨。他的同僚弗羅倫提烏斯延到次年，等新的執政官就職以後，才被召上法庭。


[29]
 　他並沒有立法正式廢除「君王」或「主上」這些傲慢的稱呼，在他頒發的獎章上仍可見到，只是私下裝出不以為然的樣子，但是對宮廷的奴僕又是不同的聲調。


[30]
 　執政官馬梅提努斯認為那一天是幸運的日子，為主子的屈尊降貴感到驚異而又興奮，像個口若懸河的奴隸在旁邊恭維不已。


[31]
 　[譯注]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古希臘為紀念宙斯，每四年舉行一次競賽，比賽項目有運動、詩歌和音樂；德爾斐賽會是希臘人為紀念阿波羅殺死巨蟒畢頌(Python)，每四年舉行一次的競技大會；涅墨亞賽會是希臘人隔年舉行一次，以體育和音樂為主。


[32]
 　阿伽門農統治的邁錫尼離阿爾戈斯有30個斯達底亞的距離，大約是6英里。這些城市興衰不已，希臘的詩人都混淆不清。


[33]
 　這些從提米努斯和赫拉克勒斯開始的家譜，讓人感到懷疑，但用奧林匹克大會的時間推算，那個時候的馬其頓國王在希臘還沒有名望。等到亞該亞同盟反對菲利普的擅權，阿爾戈斯撤回代表團被認為是正當的做法，也就是自認有鄉親的關係。


[34]
 　[譯注]墨涅拉俄斯是斯巴達國王，希臘美女海倫是他的妻子，被特洛伊王子帕裡斯拐走，他苦苦哀求其兄阿伽門農出面邀集大軍，奪回其妻；涅斯托耳是特洛伊戰爭時希臘的賢明長者，向雙方提出呼籲；尤利西斯是希臘英雄，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在海上漂泊十年才返家，真是感慨萬分。


[35]
 　尤里安在位只有16個月，制定的法律納入《狄奧多西法典》的有64種。


[36]
 　在格列高利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篇幅很長的抨擊文章，但是很不智地分列為兩個演說詞，是格列高利和他的朋友巴西爾在尤里安死後6個月公開發表的，這時他的遺體已運到塔爾蘇斯，而且約維安仍舊在位。我從1735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譯本和評論中，獲得很大的幫助。


[37]
 　演說家用文雅的詞句、熾熱的信仰和虛榮的心態，對著天堂和人間、凡人和天使、活者和死人，特別是偉大的君士坦提烏斯，發表談話。他提出驚人保證，說他要為君士坦提烏斯建立紀念碑，它不但與赫拉克勒斯之柱一樣耐久，且也較輕便。


[38]
 　尤里安從未對阿里烏斯派這位高級教士表示過感激之意，但是他推崇他的老師——宦官馬多尼烏斯，同時也提到他施教的方式，能夠激起學生熱烈敬仰荷馬的才華和宗教。


[39]
 　尤里安向亞歷山大裡亞人保證，他在20歲以前一直是基督徒。


[40]
 　他可能盡力沖淡祭牛洗禮中牛血的神聖記號。


[41]
 　指派給加盧斯的任務進行得很順利，能夠圓滿完工；而被認為由尤里安褻瀆神聖的手所建造的建築物，遭到大地的拒絕，刻意將它摧毀。這次局部地震為當時在世的人證實，後來在教會歷史裡成為很有名的奇跡。


[42]
 　哲學家嘲笑這些孤寂的宗教狂熱者要用鐵鏈將自己鎖住，但是忘了人類原本就是群居的動物。異教徒認為這些人棄絕神祇，所以受到邪惡魔鬼的奴役和折磨。


[43]
 　尤里安說道：「你們迫害這些不百分之百依照你們認可的方式去哀悼死者的異端分子。」他顯示自己是位寬容的神學家，但是他始終認為基督教的三位一體，不論是從保羅、耶穌還是摩西那裡，都找不到絲毫理論依據。


[44]
 　休謨很巧妙地比較一神教和多神教的不同運作方式，探討了懷疑或信念如何在人類的心靈引起共鳴。


[45]
 　[譯注]西布莉是古代小亞細亞人崇拜的自然女神。


[46]
 　伊達恩之母大約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後來到意大利，克勞狄婭是位處女或貴夫人，經過她的倡導使羅馬婦女以羞怯為恥，因而使得自己的聲名大振，這種神跡有很多人可以證明確有其事。德拉肯波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但我們看到李維(59B.C.—17 A.D.，羅馬歷史學家，著有《羅馬史》142卷，記述羅馬建城到公元前9年的全部歷史)對這件事倒是輕描淡寫，只是不著邊際地敘述了一番。


[47]
 　尤里安以最狂熱的獻身精神發誓，同時害怕會過度洩露這種神聖的奧秘，因為世俗可能會以邪惡的嘲訕笑容對他加以鄙視。


[48]
 　[譯注]阿提斯在古代的傳奇人物中有不同的說法，奧維德的長詩裡提到他是美貌英俊的牧羊人，受到西布莉的寵愛，被指定當祭司，條件是要守貞，後來河神的女兒愛上他，他怕受不起誘惑，於是自宮。


[49]
 　可以參閱尤里安的第五篇演說詞，但是所有的諷喻來自柏拉圖學院，不值得卡特盧斯用這種題材寫一首短詩。阿提斯因為無可補救的損失所產生的轉變，使得他從最粗野的宗教狂熱中冷靜下來，發出悲慘的怨言，這種情景必定使男人感到憐憫，令閹人感到絕望。


[50]
 　尤里安採用的這種粗鄙想法歸之於他私淑馬可·安東尼。斯多噶和柏拉圖的門徒，在形體的類比和精神的純潔間猶豫不決，然而最嚴肅的哲學家也相信阿里斯托芬和琉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也就是說，在無信仰的時代，不朽的神明會餓死。


[51]
 　歐納庇烏斯的詭辯家像沙漠的聖徒那樣行使很多神跡，唯一讓人感到欣慰之處，是他們沒有表現出悲觀的面容。揚布利庫斯從兩座相鄰泉水那兒召來的是愛神厄洛斯和安忒洛斯，並不是長著角和長尾的魔鬼。兩個俊美的幼童從水中躍出來，把他當成父親那樣深情擁抱，聽從他的命令告退。


[52]
 　[譯注]古希臘每年在埃琉西斯舉行秘密的宗教儀式，祭祀穀物女神德墨忒爾和冥後珀耳塞福涅。


[53]
 　當尤里安在恐慌的一剎那間做出十字架的手勢，惡魔突然消失。格列高利認為惡魔害怕手勢的威脅，而祭司宣稱他們是基於氣憤不平。讀者可以依據自己的信仰程度，決定哪種答案最為適合。


[54]
 　[譯注]潘是人身羊足頭上有角的牧神；墨丘利是朱庇特和自然女神邁厄之子，商業和貿易之神，也是神的使者；赫卡特是月亮、大地和冥界女神，也是魔法和巫術之神；伊西斯是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


[55]
 　尤里安謙虛節制，不願公開說明，只是不經意地做出暗示，但是利巴尼烏斯很高興詳述宗教英雄的齋戒和幻想。


[56]
 　加盧斯可能發覺他的兄弟已經背教的秘密，因而大家以為他真的寫了一封信，告誡尤里安要皈依祖先信仰的宗教。這個論點看起來完全成熟可信，其實並非如此。


[57]
 　格列高利的宗教信仰毫無人性可言，他竟責備君士坦提烏斯當年為何不斬草除根。


[58]
 　在尤里安過世大約70年以後，西裡爾繼續錫德的菲利普企圖著手的工作。菲力普是個很囉唆而且格調不高的作家，就是西裡爾的著作也不過爾爾，沒有辦法滿足最善意的評審。布萊特裡希望，一些精通哲學的神學家(奇異的半人半馬怪物)可以反駁尤里安的作品。


[59]
 　希臘的密涅瓦神廟在尤里安的指示下開啟，這是在君士坦提烏斯過世前的事。尤里安在給雅典人的公開信中宣佈自己是異教徒，這件意義極不尋常的證據，可更正阿米阿努斯過於倉促的說法，他認為君士坦丁堡才是尤里安皈依異教神明之處。


[60]
 　尤里安對於邪惡的教派和他們的作品全部遭到毀滅，感到極為欣慰。


[61]
 　然而他暗示基督徒以慈善為名，拐騙孩童離開他們的宗教和父母，得手後用船運走，在遙遠的國度讓這些受害者過著貧苦的生活，甚至出賣為奴。只要證據屬實，他的責任不僅是控告，還有懲處。


[62]
 　格列高利·納齊安讚的個性好開玩笑，智慧超人而且議論風生，所以他嘲笑異教徒的模仿不僅愚蠢而且毫無用處，然而他自己也異想天開，要探索希臘的神話，看看能獲得哪些美德和神學上的經驗教訓。


[63]
 　尤里安指控他的一位大祭司，竟與基督教的主教和長老在暗中結黨營私。


[64]
 　他讚許卡麗遜妮的純潔，她是克瑞斯女神(希臘神話中負責穀物和耕作的女神)的女祭司，保持貞節的時間是佩涅洛珀(奧德賽的妻子，在家中等夫20年，誓不再嫁)的兩倍，所以派她到佩西努斯擔任弗裡吉亞女神的祭司長。他欽佩海拉波裡斯的索帕特能夠堅持志節，一直在抗拒君士坦提烏斯和加盧斯要他改教的壓力。


[65]
 　克裡桑特斯不願離開呂底亞，被指派擔任行省的大祭司。他一直謹言慎行，不濫用職權，在發生變革以後很安全，能夠平靜地過日子，不像馬克西穆斯和普裡斯庫斯，在當時受到基督徒大臣的迫害。


[66]
 　路易十四在位時，不論哪個階層的臣民，都渴望獲得「改信者」的頭銜，好證明他們信仰的虔誠和宗教改換的成功。這個用語和概念後來在法蘭西逐漸作廢，但是從來沒有引進到英格蘭。


[67]
 　[譯注]米達斯是希臘神話中弗裡吉亞國王，本性貪財，有點石成金的本領。


[68]
 　猶太法律提出公開的指責，要用死刑來懲罰放棄基本教義的人。君士坦丁立法來保護從猶太教改信基督教的信徒。


[69]
 　我參考丹維爾那篇罕見而詳盡的論文，提到耶路撒冷古代城市的周長是27個斯達底亞，合2550突阿斯(長度單位為1.95公尺)。現在這個市鎮沒有超過1980突阿斯，倒是跟這個地點的原始規劃很相合，因為城市的周圍受自然的地標所限制，不可能弄錯，也不會移動。


[70]
 　皇帝把蓋在橄欖山和馬布利橡樹園的教堂，也照樣在伯利恆各建一座。


[71]
 　從布爾多到耶路撒冷的行程指南，創作於公元333年以供朝聖客使用。傑羅姆提到也有不列顛人和印度人來朝聖。韋塞林所寫博學而合理的序文裡，曾經討論宗教傳播快速的原因。


[72]
 　君士坦丁在位時，對於產生十字架的神奇傳說，巴羅尼烏斯和蒂爾蒙特都是這方面的歷史學家和忠實的擁護者。最古老的證人是保利努斯、提爾庇西烏斯·塞維魯(363—420A.D.，早期基督教苦修者)、魯菲努斯(345—410A.D.，教士、作家和神學家)、安布羅斯以及耶路撒冷的西裡爾。保持沉默的歐西比烏斯以及布爾多的朝聖客，他們只要想起這件事就感到滿足，至於要討論是否相信，那只會帶來困擾。


[73]
 　保利努斯相信十字架的神奇功能，好像是把西裡爾的修辭比喻改為確有其事，同樣超自然的特權出現在處女的牛奶、聖者的頭顱，以及其他的聖徒遺物上，在很多不同的教堂重複發生。


[74]
 　整篇書信都在指責宗教的朝聖之途一無是處，對於天主教的聖職人員而言一定感到痛苦，倒是有利新教徒所主張的論點。


[75]
 　西裡爾拒絕正統教會的聖職任命，像一個執事那樣主持教會的事務，然後在阿里烏斯派人員的手裡重新接受聖職，但是他掌握時機改變派系，非常審慎地遵從尼西亞教義。蒂爾蒙特對於他過去的行為抱著惻隱之心和尊敬之意，把他的德行寫在文中讓眾人得知，過失放在註釋裡，留在卷終最不起眼的地方。


[76]
 　耶路撒冷神廟就是在非猶太人的廟宇中也極為著名。每個城市都有很多的廟宇(像在示劍有5座、加沙有8座，羅馬有424座)，但是猶太民族的宗教和財富全部集中在一個地點。


[77]
 　格洛斯特主教沃伯頓(1698—1779A.D.，格洛斯特主教、學者和議論家)博學多聞而且精研教義，就是他揭穿了尤里安的秘密意圖。他曾發揮神學家的權威，很武斷地說明上帝的動機和行為。他把這篇論文的題目定名為《尤里安》，很強烈地表現出沃伯頓學院的特殊風格。


[78]
 　我拿邁蒙尼德(1135—1204A.D.，猶太法學家、哲學家，生於西班牙，定居埃及)、斯賓塞、勒·克拉克、沃伯頓當擋箭牌，他們嘲笑有些迷信神學家的畏懼、愚行和謊言。


[79]
 　尤里安尊稱摩西為「先知」，提到時均表示極度的恭敬。尤里安加倍指責基督徒，因為他們相信猶太教的某些宗教觀點，卻並不完全認同。就他的觀點，神是真實不虛的，但並非唯一。


[80]
 　眾多的百牛大祭使血流成河、香煙迷漫，產生很多不便，萊特福特是身為基督徒的猶太教法師，運用神跡將這些全部移走。勒·克拉克竟膽敢懷疑數量的精確性。


[81]
 　[譯注]薩福，620B.C.—565B.C.，希臘女詩人，作品有《抒情詩》和《哀頌》，僅殘篇傳世，有同性戀傾向，出生地在小亞細亞的里斯本斯島，「薩福」為女同性戀專用語。


[82]
 　這座清真寺是由第二任哈里發歐默爾建造，他死於公元644年。宏偉的清真寺覆蓋猶太神廟整個神聖的地面，建築物的面積有760個突阿斯見方。


[83]
 　阿米阿努斯在繼續提到尤里安的想法之前，先記錄公元363年時執政官的姓名。沃伯頓在暗中有所預謀，想做其他的打算，但是他必須瞭解，要執行這樣一件大工程，需要很多年的時間。


[84]
 　拉德納可能是唯一敢懷疑這件重大神跡的真實性的基督教學者。傑羅姆保持沉默也會引起更多的質疑。類似的故事要想受到歡迎，就得發生在相當距離以外的地點，在耶路撒冷只會引起閒言閒語。


[85]
 　尤里安自己保持不變的習慣，使得這種稱呼受到後人的肯定。沃伯頓公正地提到，柏拉圖學派相信字句的神秘力量，尤里安不喜歡「基督」這個名字，可能是出於迷信與輕視。


[86]
 　詔書仍存在於尤里安的信函中，可以與格列高利的嚴詞抨擊相比較。蒂爾蒙特搜集古代和現代不同的看法，好像沒有什麼不同，基督徒被直接禁止去教書，但是等於被間接禁止去學習，因為他們不可能去異教徒的學校。


[87]
 　他們出於權宜之計，只有自己寫書供應自己的學校。阿波利納裡斯(310—390A.D.，拉奧狄凱亞異端教派主教)在幾個月內，寫出基督徒模仿荷馬、品達、歐裡庇得斯和米南德的作品。索佐曼感到滿意，還說這些作品不僅可以媲美，甚至可以超過原作。


[88]
 　雷斯坦或稱阿雷蘇薩，距埃米薩和埃皮法尼亞都是16英里，為塞琉古·尼卡托所建立，根據城市所頒的獎章推斷，時間應是羅馬建城後的685年。等塞琉古王國衰亡，埃米薩和阿雷蘇薩被阿拉伯人桑普西塞拉穆斯篡奪，他的後代成為羅馬諸侯，一直到韋斯巴薌在位都沒有絕滅。


[89]
 　說來讓人感到驚異，格列高利和狄奧多里特要盡量把這件事壓下來。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這場風波會增加馬可這位悔罪者在教會的功勞。


[90]
 　哈德良從浸在卡斯塔裡亞溪水的一片樹葉上，讀到自己未來命運的預言。根據旺達勒醫師的意見，這是一場騙局，用化學制劑很容易玩出這種把戲。皇帝把水源堵住不讓危險的消息流出去，虔誠的尤里安基於好奇心重新開放。


[91]
 　安條克建城第92年也就是公元44年，獲得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權利，但是以後都未能按期舉行，直到康茂德登基才恢復正常。


[92]
 　索西比烏斯逝世於奧古斯都在位時，他遺贈15泰倫的黃金。在君士坦丁時代，曾經比較敘利亞各城市劇院的好壞。


[93]
 　尤里安能保持赤子之心，非常簡單純樸，有時表現出真正的幽默感。


[94]
 　巴比拉斯被歐西比烏斯提名繼任安條克主教，他的凱旋規模超過兩位皇帝(第一位是出於想像，第二位才是真實的皇帝)，受到克裡索斯托的擴大慶祝。


[95]
 　教會那些特別喜歡聖徒遺物的學者，對於尤里安和利巴尼烏斯的坦白大喜若狂：阿波羅因為附近的一位死者而受到干擾。然而阿米阿努斯按照雅典人在提洛島舉行的儀式，已經將整個地面清洗和滌罪。


[96]
 　尤里安寧願暗示而不是肯定他們所犯的罪行。阿米阿努斯將其受責難的污名視為不可信的謠言，所以在敘述這件事時會格外地坦誠。


[97]
 　索佐曼也許可以被視為最初的證人，雖然他並不公正。這個人是加沙當地人士，曾經與邁烏瑪主教芝諾談過話。主教就是悔罪者，後來活到100歲。菲羅斯托傑斯增加許多戲劇性情節，比如有一些基督徒犧牲在諸神的祭壇前面。


[98]
 　阿米阿努斯、格列高利·納齊安贊和埃皮法尼烏斯對於卡帕多細亞的喬治，都敘述過他的平生和死亡。對於兩位聖徒的強烈抨擊之詞，除了有非基督教徒冷靜而公正的證言加以肯定，否則都不能全部採信。


[99]
 　在喬治被殺以後，尤里安一再下達命令保存圖書館供自己使用，同時刑囚涉嫌私藏任何書籍的奴隸。他讚許收藏者的功勞，當年他在卡帕多細亞求知苦讀時，曾經借閱並抄寫幾卷手抄本。他衷心希望毀棄與加利利人有關的作品，但是他需要正確的資料甚至包括神學書刊在內，以免更有價值的條約和協定因為這些書刊的喪失而產生困擾。


[100]
 　埃皮法尼烏斯向阿里烏斯派證明，喬治不是殉教者。


[101]
 　有些多納圖斯派和普裡西安派的信徒，用同樣的手法篡奪正統教派聖徒和殉教者的榮譽。


[102]
 　卡帕多細亞的聖徒巴西爾和格列高利，根本不知道他們有這位聖潔的同伴。教皇傑拉修斯(494A.D.)是首位承認聖喬治的教皇，將他置於聖徒之列。他將他的短禱斥為異端者的作品。有一些偽造的短禱，可能年代不算久遠，還繼續存在。雖然為虛構的情節所掩蓋，但我們還是分辨得出卡帕多細亞的聖喬治所支持的戰鬥。他竟會在亞歷山大裡亞皇后的面前，對抗術士阿塔納修斯。


[103]
 　世事的變遷常出人意料，有時會化不可能為可能。


[104]
 　有關崇拜聖喬治這段奇特的歷史，是從公元6世紀開始(他在巴勒斯坦、亞美尼亞、羅馬和高盧的特裡夫都受到尊敬)，可以摘錄海林博士和波朗德派信徒的有關資料。他在歐洲的名望隨著十字軍東征的進行而日益光大，特別是在英格蘭更是顯赫無比。


[105]
 　我沒有閒情追隨卡利亞里的魯西菲，他行事那樣盲目無知而且剛愎自用，看看蒂爾蒙特的描述即可以觀察到，敘述的語氣在慢慢改變，悔罪者搖身一變成為分裂主義者。


[106]
 　尤里安有3封書信，可以用來說明在有關阿塔納修斯的問題上，他所秉持的意圖和處理的方式，這些都應列入編年史。


[107]
 　尤里安決定用訴訟來對付梅烏瑪的新興基督徒城市，這是加沙的一個港口。雖然他的判決被歸咎於偏袒的行為，但還是沒有被他的繼任者取消。


[108]
 　格列高利揚言這些話是從尤里安的密友口裡說出，但這些人奧羅修斯從未見過。


[109]
 　格列高利的辭職的確可以產生教誨的作用。然而，當尤里安的一位軍官試圖佔領納濟安祖斯的教堂，要是他不屈服於主教和人民的宗教狂熱之下，就必然會喪失性命。


[110]
 　施潘海姆研究過希臘的「薩提爾」(半人半獸的森林之神)戲劇，通常在悲劇之後演出。他在一本著作的序文裡，很廣泛地討論到它的語意、起源、類似和相異之處。拉丁文學裡的「薩泰爾」(源於農神)是包羅萬象的作品，可以是韻文或散文，但是尤里安的《愷撒》是風格很獨特的著作，學者很難將它歸到哪種文學類型。


[111]
 　[譯注]農神是意大利本土的神祇，司耕種和收成，節慶祭日是12月17日。


[112]
 　[譯注]涅墨西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復仇女神，也是羅馬復仇三女神之一。


[113]
 　[譯注]西勒諾斯是森林諸神的領袖，也是酒神狄奧尼索斯的養父和師父。


[114]
 　西勒諾斯神矛盾的性格，在維吉爾的第六首《牧歌》裡有傳神的描述。


[115]
 　每位不帶成見的讀者，對於尤里安反對他的伯父君士坦丁和基督教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免不了加以指責。在這種情況下，詮釋家基於宗教的因素，很多地方與原意相違背，也捨棄原作者的觀點。


[116]
 　尤里安在私下表示願意做希臘人而不是羅馬人，當他一本正經地比較一位英雄和一位哲學家時，他覺得人類對蘇格拉底的感激之心超過亞歷山大。


[117]
 　這個島嶼的稱呼有塔普洛巴納、塞倫底布和錫蘭，都陸續使用過，顯然很難分得清楚到底是陸地還是海洋，羅馬人只知道它位於科摩林角的東方。(1)克勞狄在位時，有個自由奴承包紅海的關稅，在偶然的狀況下，乘船隨著季風來到陌生而不為人知的海岸，與當地人在一起相處6個月；錫蘭國王第一次聽到羅馬的強大國勢和公正的態度，被說服並派遣使節去覲見皇帝。(2)地理學家(甚至托勒密也如此)過於誇張這個新世界的面積，比起實際的版圖要大15倍之多，向南一直延伸到赤道，向東與中國接壤。


[118]
 　這些使節原本是被派來晉見君士坦提烏斯的。阿米阿努斯實在有欠考慮，流於低俗的奉承，因為他一定忘記尤里安在位期間很短，而使節來的路途非常漫長。


[119]
 　這位愷撒將亞歷山大當成競爭的對手，把在亞洲的獲勝看得太容易，認為自己一定會功成名就，無往不利。但是他應該知道克拉蘇和安東尼的前車之鑒，他們就是敗在波斯人的弓馬之下。羅馬人經歷300年的戰爭，在美索不達米亞和亞述地區，沒有征服過一個行省。


[120]
 　尤里安的諷刺詩和聖克利索斯托的講道集，對安條克的描繪大致沒有差別。


[121]
 　拉奧狄凱亞供應賽車手，提爾和貝萊圖斯培養喜劇演員或丑角，愷撒裡亞以啞劇演員知名於世。其他像赫利奧波裡斯的歌唱家、加沙的角鬥士、阿斯卡隆的摔跤手以及卡斯塔巴拉的繩技，在整個帝國都很有名氣。


[122]
 　安條克的民眾非常機智，把對像用希臘字母來表示，於是他們宣稱忠於Chi(代表基督教)和Kappa(代表君士坦提烏斯)。


[123]
 　安條克的教會分裂因保利努斯的聖職任命不當而引發，當時尤里安就駐在該城，這種狀況一直延續達85年(330—415A.D.)之久。


[124]
 　尤里安依據收成的好壞，訂出三種不同的價目，那就是1塊金幣可以買到5—15摩笛([譯注]摩笛是羅馬的計量單位，相當於1個配克，或者是2加侖或9公升。)的小麥。從這個事實以及相關的旁證得知，在君士坦丁的繼承人當政時，小麥的一般價格大約是英制1夸脫(約8個蒲式耳)為32先令，等於18世紀前64年的平均價格。


[125]
 　利巴尼烏斯很像高明的律師，他會嚴厲責備民眾行為愚蠢，干下少數賤民和醉鬼才會犯的罪行。


[126]
 　利巴尼烏斯提醒安條克的民眾愷撒裡亞新近遭受的懲罰。就是尤里安也曾經暗示，他林敦因為侮辱羅馬的使臣，該付出多大的代價來贖罪。


[127]
 　阿米阿努斯特別提到，尤里安精心寫出諷刺的文章，到後來情緒就爆發開來，成為嚴厲而直接的猛烈抨擊。


[128]
 　經由歐納庇烏斯的報道，知道利巴尼烏斯拒絕接受禁衛軍統領的榮譽位階，他認為這不見得比詭辯家的頭銜光彩。學者可從他的一封書信中看到同樣的表示。


[129]
 　利巴尼烏斯大約有2000封書信留存下來，都已經公開發表。他對這種寫作的方式非常擅長，學者稱許他的文體簡潔，表達非常精緻而高雅。然而本特利博士的說法與眾不同，認為「讀他的文章給人的感覺是空洞而無生氣，就像一群腐儒整日無事在那裡書空咄咄」。


[130]
 　利巴尼烏斯出生的年代經過推算是公元314年，有次他曾提到自己已經76歲(390A.D.)，而且還似乎提到一些之後才發生的事。


[131]
 　從安條克到利塔比的道路經過卡爾息斯地區時，因要穿越山丘和沼澤，路況很壞。當作基礎的石塊直接放在沙地上，根本沒有用泥灰固結在一起。看來很奇怪，安條克和幼發拉底河之間這麼重要的交通線，羅馬人竟如此大意。


[132]
 　這裡有三條通路，相互之間的距離不到幾英里：(1)經過措伊格瑪，這地方在古代非常有名；(2)現代的通路是經過比爾；(3)門貝茲或赫利奧波利斯的橋樑，離城市的距離大約是4帕拉森(波斯的距離單位，每個帕拉森大約是5公里)。


[133]
 　哈蘭或稱卡雷，是古代薩巴人居住地，亞伯拉罕也在此住過。可以參閱舒爾廷斯(1686—1756A.D.，荷蘭東方學者和語言學家)的《地理索引》，我從這本著作中獲得很多東方的地理知識，特別是敘利亞和鄰近地區有關古代和現代的狀況。


[134]
 　很多摻混在一起的傳奇故事，提到霍爾米斯達斯的探險事跡，當時波斯國王是遺腹子，而且又是長子，所以霍爾米斯達斯不可能是國王的兄弟，而且我也沒有看到阿米阿努斯用這個頭銜來稱呼他。


[135]
 　迦山部落居於敘利亞的邊緣地區，在大馬士革的統治王朝有31位國王，或稱埃米爾，從龐培的時代直到歐麥爾哈里發。洛多薩息斯的名字並不見於國王世系表內。


[136]
 　阿米阿努斯提到最早的亞述包括尼努斯(就是尼尼微)和阿貝拉，後來最常用的稱呼是阿底貝尼，同時他把特倫敦、沃洛吉西亞和阿波羅尼亞都當成亞述行省最遙遠的城市。


[137]
 　這兩條大河匯合在阿帕梅亞或稱科爾納(離開波斯灣大約100英里)，河面更為寬廣，名叫帕斯底格里斯河或稱薩特·烏爾·阿拉伯河。幼發拉底河從前有單獨的河道入海，在離現代巴斯拉東南方約20英里的地方，被奧科伊的居民加以阻斷後改道。


[138]
 　亞述每天繳納給波斯總督相當於國王體重的銀塊，這可以用銀和水的比重測量出來，再根據金屬的價格，算出我所提到的歲入。國王從亞述獲得的總額不會少於1000歐波克泰倫，也稱腓尼基泰倫(約等於25.2萬鎊)。比較希羅多德在《歷史》裡的兩段文章，顯示出波斯的總歲入和淨歲入有很大的差別。行省支付稅收的總額，黃金和銀塊存放在皇家金庫，國王從向人民徵收1700萬磅或1800萬磅的歲入中，每年可以儲存360萬磅。


[139]
 　[譯注]瑣羅亞斯德的祆教教義為二元論，崇拜的神明是善神阿胡拉，是光明和至善的創造之神，而與善神對立的是惡神阿里曼，象徵著黑暗與邪惡，並且率領所有的牛鬼蛇神。善神和惡神之間的鬥爭永無休止，信仰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在善神的旗幟下與惡神抗爭到底。


[140]
 　從居魯士、亞歷山大和西庇阿這些有名的例子可以知道，他們這樣做是基於正義的行為。尤里安保持純潔的本質，完全是出於自發的舉動，就他的觀念而言，他認為這是個人最大的成就。


[141]
 　蓋約·法比裡修斯：羅馬將領，政治家和演說家。公元前282年和公元前278年的執政官，公元前275年出任監察官，人品正直，生活簡樸，是羅馬人的典範。


[142]
 　我引用的這段講話完全是真正的原本，阿米阿努斯聽到過也可能抄寫下來，而且不可能虛構此事，我只是做了一點修改，使得結論更為簡潔有力。


[143]
 　皇家渠道必然不斷進行整修水道、轉換流向或者重新分段等工作，這種改變的結果，可以解釋古代的狀況跟現在已經大不相同的情況。在尤里安那個時代，皇家渠道應該在泰西封的下方流入幼發拉底河。


[144]
 　艦隊和軍隊分別由三大部分組成，只有先頭部隊在夜間過河。後續單位在第三天運過去，包括支援部隊在內，還有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和未來的皇帝約維斯，以及在內廷擔任警衛的約維烏斯和海克力軍團。


[145]
 　教會歷史學家把拒絕談和歸之於馬克西穆斯的建議，一位哲學家的身份不夠資格提出那種建議，但是哲學家倒是很像魔術師，會附和主子的願望和愛好。


[146]
 　[譯注]阿貝拉目前被稱為阿比爾，位於伊拉克北部。公元前331年9月，亞歷山大大帝在此與大流士決戰，又稱高加米拉會戰，大流士慘敗，波斯一戰而亡。


[147]
 　這位新一代佐派魯斯所運用的技巧，從兩位簡單描述者(瑟克斯圖斯·魯弗斯和維克托)的證詞，以及利巴尼烏斯和阿米阿努斯不小心的暗示中，獲得相當真實的史料。阿米阿努斯的原文受到個人情感的影響產生矛盾，真正的歷史過程因而無法知曉。


[148]
 　阿加索克裡斯(361B.C.—289B.C.，西西里島敘拉古的僭主)和科特茲(1485—1547 A.D.，西班牙探險家，公元1542年征服墨西哥)都有這種破釜沉舟的案例，獲得成功並受到讚許，其分別在阿非利加和墨西哥海岸把自己的船隻燒掉。


[149]
 　底格里斯河發源於亞美尼亞山區南麓，幼發拉底河發源在北麓，前者在3月氾濫，後者要延到7月。這種情況在福斯特的地理論文裡有詳盡的解釋，斯佩爾曼(色諾芬作品的譯者)的《居魯士的遠征》一書裡也加以說明。


[150]
 　阿米阿努斯描述洪水氾濫、酷熱天氣和蟲類騷擾種種不便之處，都是他親身的經歷。亞述的土地非常肥沃，不幸的缺乏耕種技術的農人，只要將種子撒到地裡，就可得到10倍、15倍甚至20倍的收成，但是這個地區一直受到土耳其人的壓搾，受到庫德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躪。


[151]
 　從塞琉西亞和泰夫諾到埃克巴塔納或哈馬丹的距離，沙拉克斯的伊希多爾計算出是129斯契尼，而從巴格達到埃克巴塔納行軍要走128小時。這種計算單位，不論是用斯契尼還是每小時行軍的距離，並沒有超過正常的帕拉森，也就是3羅馬裡。


[152]
 　馬可·安東尼在撤退時，一希臘斗的麥粒要賣50德拉克馬，換句話說，就是1磅麵粉要12先令或14先令，大麥麵包的價錢等於同樣重量的白銀。不可能在讀完普魯塔克趣味盎然的著作以後，還不知道馬可·安東尼和尤里安被同樣的敵軍所追擊，陷入同樣的困境之中。


[153]
 　尤里安很熱誠地發誓說，他與戰神起了爭執，像這種幻想的狀況，發生在神祇和傲慢的崇拜者之間，倒是沒有什麼不得了。就是生性謹慎的奧古斯都在他的艦隊兩次遭到船難以後，也公開宣佈，要把海神逐出眾神的行列。


[154]
 　對於這門無用而賺錢的行業，腸卜者仍舊保有施術的特定權利。這種技藝最早在伊特魯裡亞發展出來，後來他們聲稱從托斯卡納一位哲人塔奎提烏斯的古老著作中，獲得有關各種跡象和預兆的知識。


[155]
 　沙普爾把他的做法告訴羅馬人，凡是總督以上高階人員戰死，主人身旁要是有活著的衛士和軍官，他會把他們的頭顱砍下來，當成禮物送去安慰死者的家人。


[156]
 　尤里安的性格和處境使人產生懷疑，最後的遺言不是實時的談話，而是事先已寫好的精心準備的講演，阿米阿努斯聽到後抄寫下來。布萊特裡的譯筆忠實且行文高雅，能夠表現出柏拉圖學派激發元氣的理想，原作中只不過是旁敲側擊而已。


[157]
 　希羅多德用含意深遠的故事(《歷史》第一卷)，表示贊同「早死有福」的觀念。然而朱庇特對他的兒子薩耳珀冬之死(《伊利亞特》第十六卷)，竟悲痛得哭出血淚來，這對於死亡能帶來歡樂和榮譽的觀念，就不見得很適合。


[158]
 　士兵在執行作戰勤務時可以口頭交代後事，也能夠使用口述遺囑，免於羅馬法律要求舉行儀式的規定。


[159]
 　依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古老準則，人類的靈魂與宇宙中精神層次的以太結合起來，但是並不同意任何人或意識能夠永生。


[160]
 　阿米阿努斯是個觀察能力很強的在場人士，對於尤里安的死亡敘述非常詳盡；利巴尼烏斯對於當時的場面感到恐懼，提供了一些細節；格列高利的誹謗言辭和後來一些聖徒的傳奇故事，現在都受到輕視已經默默無聞。


[161]
 　個性溫和而且思維周密的歷史學家，敘述推選皇帝的情景栩栩如生，毫無疑問當時他一定在場。


[162]
 　宮廷內侍的首領享有元老院議員的位階，雖然只是一名護民官，但軍方階級是公爵。內侍享有這種特權，可能比約維安那個時代還要晚一些。


[163]
 　阿米阿努斯很公正地描繪出約維安一生的形象，小維克托再加上幾筆更為傳神。他的在位時間雖然很短，布萊特裡還是竭盡心力寫了一本傳記，以文雅的風格、批判的專論和宗教的偏見而知名於世。


[164]
 　原文的意義就是「皇家騎兵」，普羅科皮烏斯提到「鐵騎軍」是居魯士和他的繼位人使用的部隊，當時極為有名，薩珊王朝時又恢復這個名字，所以才引用這個並不適當的字眼。


[165]
 　這些默默無聞的村莊位於兩河之間的鄉土，失去以後再也無法奪回。尤里安吃敗仗的那場會戰，我們連名字都不知道，但是丹維爾指出蘇美爾、卡爾契和杜拉的精確位置，全部都在底格里斯河的岸邊。到了公元9世紀，蘇美爾或稱薩馬拉，名字有點改變，已經成為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的皇家居所。


[166]
 　在安泰阿克斯對抗米底和波斯的叛亂戰爭中，杜拉是一個防衛能力很強的重要據點。


[167]
 　古希臘萬人大撤退中，有人曾向首領提出渡河方案，但首領明智地加以否決。現代旅客可看到架在充氣皮囊上的筏子，在底格里斯河航行運送人員和貨物。


[168]
 　阿米阿努斯、利巴尼烏斯和佐西穆斯都提到約維安登基以後的第一個軍事行動。雖然我們可能不相信利巴尼烏斯能夠公正無私，但優特羅皮烏斯的目擊證詞讓人難免要揣測，阿米阿努斯是否太過於重視羅馬軍隊的名譽。


[169]
 　阿米阿努斯的意見很難被駁斥，他不僅是個士兵也是在場人士，然而很難理解：科朱尼的山嶺怎麼會延伸到亞述的平原，特別是底格里斯河和大札卜河的匯合口地勢很低，而且6萬人的大軍4天的行軍怎麼能走100英里。


[170]
 　[譯注]奧龍蒂薩河流經安條克，西德努斯河流經西裡西亞的塔爾蘇斯，桑迦裡烏斯河流過小亞細亞和比提尼亞。


[171]
 　希臘的將領在札巴圖斯河岸被謀殺，這條河在亞述又叫大札卜河，有400英尺寬，在摩提爾下方約14個小時路程的地方注入底格里斯河。希臘人的錯誤是不該把大札卜河和小札卜河叫作狼河和羊河，他們創造出動物的名字好來陪伴東方的老虎(譯按：指底格里斯河)。


[172]
 　[譯注]萬人大撤退是在公元前401年，希臘傭兵1萬人幫助波斯王子居魯士爭天下，結果居魯士死亡，傭兵的將領中了敵人詭計全被處決。士兵選出領袖，團結一心，歷盡艱辛，從波斯腹地突圍而出，退到黑海，回到希臘。


[173]
 　《居魯士的教育》這本書語意含糊而且軟弱無力，《遠征記》情節詳盡且生氣勃勃，這就是虛構故事和真實事件最大的不同。


[174]
 　按照魯菲努斯(345—410A.D.，教士、翻譯家和神學家)的說法，根據條約的規定要立即供應糧食。狄奧多里特證實波斯人守信履行義務，這有可能是事實，但我認為這是假的。


[175]
 　這些自然是一位修辭學家的願望和幻想。


[176]
 　卡雷是一座信奉多神教的城市，民眾竟把前來報凶耗的信差埋在一堆石塊下面。利巴尼烏斯接到令人悲痛的噩耗，想拔劍了此殘生，但是考慮到柏拉圖指責自殺是怯懦的行為而放棄，而且他必須活著好給尤里安寫墓誌銘。


[177]
 　阿米阿努斯和優特羅皮烏斯值得讚許，他們是公眾輿論最正直可信的證人。安條克的民眾咒罵可恥的和平條約，在毫無防禦能力的邊境上把他們暴露給波斯人。


[178]
 　布萊特裡雖然是位不講情面的決疑論者，但公開宣稱約維安並未受到約束，不必執行他的承諾。如果不是獲得人民的同意，他不會分割帝國，更不會捨棄忠誠的民眾。我從未發現「政治玄學」能如此令人愉悅而且受益良多。


[179]
 　他在尼西比斯表現出殘酷的皇室行為，有位勇敢的軍官與他同名，被認為會覬覦帝座，在晚餐時被拖走丟進一口井裡，然後用石頭砸死，既沒有經過審判程序，也沒有犯罪的證據。


[180]
 　布萊特裡大膽揭發巴羅尼烏斯殘酷的偏見行為，他要把尤里安的屍體丟給狗吃。


[181]
 　基督徒演說家很含糊地喃喃自語，說些謙虛和寬恕的訓誡之言，但是他們從心底裡感到滿意，因為尤里安所受的懲罰，遠超過神話中伊克西翁和坦塔羅斯的苦刑。


[182]
 　蒂爾蒙特搜集到此類的幻想作品，提到有些聖徒或天使夜間不在，是因為負有秘密的遠征任務。


[183]
 　索佐曼讚賞希臘人「誅戮暴君」的理論，但是整篇文章被省長庫辛很謹慎地加以取締，有一位耶穌會教士曾經把它翻譯成拉丁文。


[184]
 　尤里安死後謠言很快傳播開來，有些逃兵把這個消息帶到波斯軍營。羅馬人指責皇帝遭到沙普爾和他的臣民殺害，始終沒有一位波斯人出來接受獎勵，這才是決定性的證據。但是在飛奔中的騎兵投出致命的標槍，他自己也不知道會發生那樣的後果，也可能在那次的行動中被殺。阿米阿努斯也沒有發現到底是誰下的手，其實也沒有必要。


[185]
 　這位演說家到處散佈值得懷疑之處，要求進行調查，同時暗示仍然可以找到證據。後來他把匈奴獲得勝利歸於沒有為尤里安復仇所得的報應。


[186]
 　[譯注]公元前46年8月15日，尤里烏斯·愷撒在羅馬接連舉行四次凱旋式，紀念對高盧、埃及、本都及努米底亞的作戰勝利。遊行時，士兵在隊伍中高聲呼叫：「市民們!快把老婆藏起來!拐騙女人的禿子又回來了。」愷撒聽到只有苦笑而已。


[187]
 　韋斯巴薌的葬禮上，喜劇演員扮演節儉的皇帝，焦急地詢問喪事要花多少錢，說是8萬鎊，小氣的皇帝說：「給我十分之一，然後把我的屍體丟進台伯河。」


[188]
 　格列高利認為這場葬禮可恥而荒唐，根本無法與君士坦提烏斯相比，他的遺體是在天使的頌歌聲中越過托魯斯山。


[189]
 　這位歷史學家的敘述過於華麗和修飾，因而經常受到批評，但這條河幾乎把亞歷山大給淹死，他有必要加以描述。


[190]
 　約維安的獎章上裝飾著勝利的字眼、月桂冠和趴伏在地上的俘虜。諂媚阿諛是最愚蠢的自殺行為，用自己的手毀滅自己。


[191]
 　約維安恢復教會機能，用此方式做出有力的表示，且極易讓人理解它的重要性。


[192]
 　皇帝用「天堂」這個字來恭維總主教，隱約表示出過於誇張的語氣，反而帶有嘲諷的意味。格列高利·納齊安贊讚揚約維安和阿塔納修斯的友誼。總主教長途跋涉去覲見，是受到埃及教士的勸說。


[193]
 　布萊特裡很高興地提到阿塔納修斯在安條克宮廷的狀況，他把皇帝、埃及總主教和阿里烏斯派代表開會的記錄，翻譯為拉丁文。布萊特裡並不滿意約維安粗俗的幽默話，但是他偏向阿塔納修斯，所以認為約維安的態度很公正。


[194]
 　阿塔納修斯死亡的真正年代已經混淆不清，但是日期倒是與歷史的事實相吻合，教會曾經核定他的平生事跡。


[195]
 　阿塔納修斯把正統教派的人數說得太多，幾乎與整個世界的人口不相上下。這種說法是累積三四十年時間的信徒所得到的總人數。


[196]
 　布萊特裡提到，索佐曼不記得有宗教寬容這事，提米斯提烏斯也忘掉天主教的興起。他們都避開不喜歡的題材，也希望隱瞞詔書中不恰當的部分，以免有損約維安的令名。


[197]
 　奧古斯都和他的繼承人為他們的兒子和侄兒，很尊敬地請求元老院放寬年齡的限制，將他們擢升為執政官。但是第一位布魯圖斯官椅卻從來不曾被嬰兒羞辱過。


[198]
 　安東尼的行旅指南上，把達達斯塔納到尼斯的里程定為125羅馬裡，到安卡拉定為117羅馬裡。布爾多的朝聖客少算幾個驛站，整個的行程從242羅馬裡縮短為181羅馬裡。


[199]
 　阿米阿努斯實在太好講話，竟把約維安的意外死亡跟第二位阿非利加努斯相比。後者是由於引起傾軋黨派的畏懼和氣憤才身亡的。


[200]
 　克裡索斯托這位基督教的演說家舉出極為著名的不幸例子，想用來安慰這位寡婦，說他這一生受到九位皇帝的統治(包括愷撒加盧斯在內)，只有兩位壽終正寢(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烏斯)，像這種話聽了只有使人更加難過。


[201]
 　只有10天時間用來行軍和選舉看來不夠，但也可能是這種狀況：(1)將領帶著隨員和傳令，可緊急使用公家驛站；(2)部隊都停留在附近城市，可分為幾個不同的行軍梯隊兼程趕路，可能縱隊的先頭抵達尼斯，而後衛還停在安卡拉。


[202]
 　菲羅斯托傑斯像是獲得一些奇特而可信的消息，把選擇瓦倫提尼安歸功於統領薩路斯特、主將阿林蘇斯、內廷伯爵達迦萊法斯和貴族達提阿努斯，而他們在安卡拉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


[203]
 　阿米阿努斯和小維克托對瓦倫提尼安提供非常詳細的描述，自然是在開始統治之前的模樣。


[204]
 　瓦倫提尼安在安條克時，不得不隨著皇帝前去廟宇。有次他毆打一位祭司，因為祭司竟敢要他用淨水潔身。這種當著公眾挑戰權勢的行為，倒很像他的個性，但是也不至於嚴重到被當成把柄，讓哲學家馬克西穆斯拿來告發，可能還有其他的冒犯行為。


[205]
 　索佐曼和菲羅斯托傑斯都順便提到，瓦倫提尼安早先有一次被放逐到梅利泰內，或者是蒂巴伊斯沙漠。


[206]
 　阿米阿努斯經常會毫無道理地說些節外生枝的話，好像只有他懂天文學而讀者都是傻瓜，事實上琴索裡烏斯和馬科羅皮烏斯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的研究。所謂置閏是用來表示凶年是指閏日當天而已，3月的初盈在第6日，通常用來當成閏日就多算一天。


[207]
 　瓦倫提尼安第一次講話，阿米阿努斯全記錄下來，但菲羅斯托傑斯摘錄重點和警句。


[208]
 　雖然佐納拉斯、蘇伊達斯和帕斯卡爾編年史都提出很確鑿的證據，但是蒂爾蒙特還是不願相信這個故事。


[209]
 　歐納庇烏斯很高興馬克西穆斯受到折磨，同時還要誇大其詞地報道。然而他認為這個詭辯家也是個術士，是尤里安惡貫滿盈的寵臣，也是瓦倫提尼安的仇人，竟然只付很少的罰款就被打發回家去了。


[210]
 　一般的說法不過是受到罷黜，蒂爾蒙特在調查以後加以反駁。


[211]
 　原文所表示的意義並不是姻親或血親，普羅科皮烏斯的母親是尤里安的母親巴西麗娜的妹妹，也就是舅舅尤里安伯爵的姐姐。


[212]
 　阿米阿努斯在提及這件傳聞時有點支吾其詞，不過，特別注意到普羅科皮烏斯是異教徒，然而宗教信仰對他應有的權利並沒有影響。


[213]
 　[譯注]博斯普魯斯王國位於克里米亞半島，是羅馬帝國的屬國，扼亞述海出口，形勢險要，與博斯普魯斯海峽分別在黑海南北兩端，相隔甚遠，很容易弄混淆。


[214]
 　異端分子優諾米烏斯的一所鄉間邸宅成為他的藏身處，主人不在場也不知此事，完全沒有涉及叛案，然而他很驚險地逃脫死刑的判決，但是活罪難免，被放逐到遙遠的毛裡塔尼亞邊陲地區。


[215]
 　波斯王子的地位和安全都沒受影響，後來還出任比提尼亞的總督。我不知道薩珊家族在帝國是否興旺發達，子孫綿延不絕，倒是發現有位教皇名叫霍爾米斯達斯(514A.D.)，但是他的本籍是意大利的弗魯西諾。


[216]
 　這位年幼的叛徒後來成為格拉提安皇帝的妻子，但是很年輕時就去世，也沒有子女。


[217]
 　阿林蘇斯力大無窮而且容貌英俊，被聖巴西爾譽為當代的赫拉克勒斯，說是神創造他以作為人類無與倫比的模範。畫家和雕塑家也無法表現出此美好的形體，當他們提到他的功勳，就連歷史學家也難以置信。


[218]
 　雖然是同一處戰場，但阿米阿努斯說是在呂西亞，而佐西穆斯把它放在塞阿提拉，兩地相距150英里。但是塞阿提拉有一條河名叫呂科，抄寫員很容易弄錯，把毫無名氣的河流變成眾所周知的行省。


[219]
 　阿米阿努斯和佐西穆斯都提到普羅科皮烏斯的冒險、篡奪和失敗，敘述很有條理，且兩人並沒有矛盾之處。提米斯提烏斯增加一些卑劣的頌詞，歐納庇烏斯倒是惡意諷刺一番。


[220]
 　利巴尼烏斯為民眾的暴亂感到悲痛(等犯事的人被處死後)，倒沒責怪皇帝的公正。


[221]
 　當代的法國和英國律師承認巫術的理論，但是否認施術的行為。個人的理性通常勝過公眾的智慧，所以孟德斯鳩校長公開駁斥魔法的存在。


[222]
 　鹿特丹懷疑論者的習慣，是用放任的知識和鮮明的才智，把這些體系全部很怪異地弄成一盤大雜燴。


[223]
 　異教徒認為魔法有好有壞，要辨別它的正邪，但是不可能用含糊的區分做辯護之詞，來對抗貝爾非常嚴苛的邏輯。因此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體系裡，所有的魔鬼都是地獄的精靈，只要與他們發生任何交往，都是偶像崇拜和背教變節，應該被處死，受到永恆的詛咒。


[224]
 　賀拉斯筆下的康妮迪婭是一位民間傳說的女巫。盧坎(39—65A.D.，羅馬敘事詩詩人)對伊瑞克梭的描寫冗長得令人生厭，但是有的地方非常精彩：她叱責復仇三女神的延遲誤事，威脅要在無邊的黑暗之中宣佈她們的真名，揭露冥神赫卡特像魔鬼一樣的面容，求助留存在地獄深處的神秘力量。


[225]
 　扶乩在安條克屬於罪行，會引起宗教迫害。一個很神奇的三足鼎裡排列24個字母，把一個轉動的小環放在中間，會指出4個字母，就是未來皇帝的名字。


[226]
 　阿米阿努斯和佐西穆斯都提到羅馬和安條克殘酷的宗教迫害，但是有的地方可能誇大其詞；哲學家馬克西穆斯涉及施展魔法的起訴，得到公平的判決；年輕的克裡索斯托偶爾發現一本禁書，使他受害匪淺。


[227]
 　小維克托提到瓦倫斯，就說他膽小如鼠，然而他率領軍隊倒是還算果斷，和一般人差不多。這位歷史學家一直認為他雖然容易發怒，但沒有害人之心。


[228]
 　我認為瓦倫斯並沒有貪婪的惡習，他的手下人應受到指責。一般而言都是大臣比國王更喜斂財，由於君主有絕對的所有權，所以對這方面的要求不會很急切。


[229]
 　瓦倫提尼安有時會拿「處死」來開玩笑，這句話變成他的口頭禪。有一個管狗的傢伙不小心放走一隻斯巴達獵犬，還有一個甲冑匠製造一套華麗的胸甲但重量不合標準，都成為他暴怒下的犧牲品。


[230]
 　米蘭的無辜受害者是一位代理人和三位執法官，瓦倫提尼安在判處他們死罪時，表示已發出合法傳票。阿米阿努斯有怪異的想法，認為凡是被不公正處決的人都會受到民眾敬重，就像基督徒的殉教者一樣。他那公正無私的沉默無法讓人相信，位高權重的寢宮總管羅達努斯受到壓制，竟被活活燒死。


[231]
 　提米斯提烏斯的整篇演說充滿阿諛之詞，完全是賣弄學問的陳腔濫調，抵不上阿米阿努斯三行讚許的言論。口齒伶俐的托馬斯百無聊賴，竟然讚許提米斯提烏斯的德行和才華，說他是那個時代中不可多得的人物。


[232]
 　瓦倫提尼安匡正很多擅權浪費的惡習，倒是值得接受後人的嘉許，但是也有人批評他的節儉，有些地方就可稱為貪婪。


[233]
 　優多克蘇斯的個性溫和而軟弱，當他給瓦倫斯施洗時已經是耄耋之齡，後來成為博學而虔誠的殉教者，早在55年前就在琉善(120—180A.D.，希臘修辭學家和諷刺作家)門下研究神學。


[234]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責罵阿里烏斯派的迫害作風，是錯謬和異端的必然徵兆。


[235]
 　從蘇格拉底、索佐曼、狄奧多里特的著作和蒂爾蒙特大量編纂的書刊中，描繪出瓦倫斯在位時教會管理的大致輪廓。


[236]
 　喬廷博士不僅覺察到一些可疑之處，同時也暗示問題何在。


[237]
 　這種評述非常明顯而有力，奧羅修斯等到瓦倫提尼安死後，才開始發起宗教迫害。另一方面，蘇格拉底認為是提米斯提烏斯在公元374年發表富於哲理的演說，用較為和緩的語氣加以說明而已。這種矛盾的現象，使瓦倫斯的宗教迫害看起來就不會那樣證據確鑿，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238]
 　蒂爾蒙特從兩位格列高利的頌詞中摘錄最可信的情節，這兩位格列高利，一位是巴西爾的兄弟，而另一位是朋友，於是我在簡化以後再加採用，至於巴西爾的信函倒是沒有提到活靈活現的宗教迫害。


[239]
 　高貴的慈善事業興建規模龐大的基礎設施(幾乎像一座新的城市)，偉大之處比得上埃及的金字塔或者是巴比倫的城牆，更重要的是它用來收容麻風病人。


[240]
 　戈德弗洛伊執行評論家和辯護者的任務，蒂爾蒙特用法外開恩的說辭，為正統教派的朋友脫罪，說他誤用瓦倫斯的詔書，壓制自由選擇的權利。


[241]
 　埃及的僧侶施展很多神跡，用來證明他們的信仰真實不虛，傑廷說得很對，但是如何去證明神跡的真實不虛？


[242]
 　戈德弗洛伊傚法巴羅尼烏斯，對於這個重要法規，保持公正的態度，搜集很多神父對此題材發表的說法。過了很久，到12世紀時，弗雷德裡克二世(Frederic II)大帝、英格蘭的愛德華一世及其他的基督教君主也恢復這種作風來約束教士。


[243]
 　比起傑羅姆激烈的抨擊，我的表達方式可說是非常節制而且不動肝火。反過來說，傑羅姆受控犯下他指責教士弟兄同樣的罪行，不僅是褻瀆神聖而且還會變幻為狼人，還公開控訴他是寡婦保拉的愛人。毫無疑問他同時獲得母親和女兒兩人的愛慕，但是他宣稱從未濫用這種影響力，來達成自私和情慾的目的。


[244]
 　傑羅姆用極為推崇的幾句評語，就洗刷掉他所有的污點，連蒂爾蒙特虔誠的眼睛也被蒙蔽。


[245]
 　西西尼努斯或稱利貝裡烏斯主座教堂，也可能是位於埃斯奎林丘(羅馬七山之一)的聖瑪利亞·馬喬裡教堂。


[246]
 　最早的訴狀或請願書是敵對教派的兩位長老提出來的，不知什麼原因他們後來就逃走不見了。他們很肯定地提到教堂的大門燒壞，屋頂是片瓦不覆。達馬蘇斯率領自己的教士、挖墓人、賽車手和雇來的角鬥士，一擁而上，他的黨派沒有人被殺，但是留下160具屍首。這份請願書被西爾蒙放在他的作品第一冊裡發表。


[247]
 　達馬蘇斯的敵人把他稱為貴婦人的「搔耳器」，意思是在女人耳邊甜言蜜語、搬弄是非、嘮叨不休。


[248]
 　格列高利形容高級教士的驕縱和奢侈，他們統治著皇都，坐著鍍金的車子，駕著雄偉的駿馬，跟著眾多的隨從，老百姓像是看到凶狠的野獸一樣趕快讓路。


[249]
 　有一塊碑銘分成兩欄，記著普雷塔克塔圖斯宗教和政府的職銜，一欄上面刻著太陽神和灶神的大祭司、占卜官、神諭官、祭司。另外一欄是：(1)財務官，可能是名義上的官銜；(2)法務官；(3)托斯卡納和翁布裡亞的監察官；(4)琉息太尼亞的行政長官；(5)亞該亞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6)羅馬郡守；(7)意大利禁衛軍統領；(8)伊利裡亞禁衛軍統領；(9)當選的執政官。但是他在公元385年年初去世。


[250]
 　阿米阿努斯和佐西穆斯都敘述了這次會戰，他們認為瓦倫提尼安御駕親臨。


[251]
 　阿米阿努斯提到瓦倫提尼安的遠征，奧松尼烏斯特別大肆慶祝，同時他很愚蠢，以為羅馬人根本不知道多瑙河的源頭在那裡。


[252]
 　我總是懷疑歷史學家和旅行家，將特殊的事實歸納到一般的原則。阿米阿努斯認為埃及有這種習慣，中國人將它歸於大秦(即羅馬帝國)。


[253]
 　他們可能在爭執薩拉河的主權，這條河生產鹽巴，自古以來就是爭奪的目標。


[254]
 　[譯注]德魯蘇(38B.C.—9B.C.)是奧古斯都皇帝之子，提比略皇帝之弟，以及蓋烏斯皇帝之父，曾領軍在日耳曼作戰獲得勝利，駐防萊茵河以防蠻族入侵，獲得「日耳曼尼庫斯」的稱號，後因傷去世。


[255]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很詳盡地敘述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之間的戰爭和談判，奧羅修斯以及傑羅姆和卡西多里烏斯的編年史，確定一些日期並且增加一些情節。


[256]
 　托勒密認為殘餘的辛布裡人定居在半島的極北端，在撒克遜人和辛布裡人之間再擺上六個名不見經傳的部族，早在公元6世紀就聯合在一起稱為丹麥人。


[257]
 　丹維爾特別提到在查理曼時代，撒克遜的邊疆極為遼闊。


[258]
 　德魯蘇的艦隊打算通過海峽(因為很相像所以稱為赫拉克勒斯之柱)，還沒有接近就已經失敗，從此海上的探險事業沒有再恢復。羅馬人想要獲得波羅的海的霸權，是為了尋找琥珀，從陸上的旅程中得到這方面的知識。


[259]
 　阿米阿努斯認為這次對海盜和土匪不守信用很有道理，奧羅修斯明白表示他們的罪狀。


[260]
 　西曼庫斯仍舊敢提到蘇格拉底神聖的名字和哲學。克萊蒙主教西多尼烏斯責備撒克遜人用活人當犧牲獻祭，這樣說多少還是有點矛盾。


[261]
 　17世紀初期，博學的卡姆登(1551—1623A.D.，英國歷史學家)雖然懷疑，至少還有一份尊敬之心，不得不拋棄布魯圖斯的羅曼史以及特洛伊人的戰爭，另外還有法老的女兒斯科塔人數眾多的後裔，一起被埋葬在無聲的遺忘之中。然而有人告訴我，說是米利都人殖民地的勇士，仍舊在愛爾蘭的土著中間出現。要是一個民族不滿意當前的狀況，就會抓住過去或是未來的光榮幻影緊緊不放。


[262]
 　塔西佗或者是他的岳父阿格裡科拉特別注意到，有些不列顛部族的膚色跟日耳曼人或西班牙人很相像。愷撒提到他們有共同的宗教，在他那個時代，從貝爾京高盧的遷移就是最近的事，至少在歷史上發生過這種狀況。


[263]
 　探索喀裡多尼亞的古代狀況，要走過黑暗而可疑的道路，我選擇兩位博學而敏慧的高地人當嚮導，他們的出身和教育特別有資格擔任這項任務。我曾經參閱約翰·馬克弗森博士所著《有關喀裡多尼亞人的起源和古代狀況的重要論文》以及《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史導論》。馬克弗森博士是天堂島的牧師，他的作品真是使現在這個時代生色不少，可以充分供應智識和批判，而且竟然在最遙遠的赫布裡底群島展開寫作的工作。


[264]
 　[譯注]愷撒在《高盧戰記》第五卷提到不列顛的蠻族，喜歡在裸體上用菘蘭畫出各種圖形，看起來全身染成天藍色，在戰鬥中顯得格外恐怖。


[265]
 　[譯注]比德(672—735A.D.)是盎格魯薩克遜時代的神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主要作品是《英格蘭教會史》。


[266]
 　[譯注]波伊西烏斯(480—524A.D.)是羅馬哲學家和政治家，用拉丁文譯注亞里士多德作品，後以通敵罪被處死；布坎南(1506—1582A.D.)是蘇格蘭人文主義者和教育家。


[267]
 　蘇格蘭人有愛爾蘭血統這種說法正在式微時，因為在惠特克教士的大力支持下又開始死灰復燃，然而他應該知道：(1)阿米阿努斯·馬克西努斯(340A.D.)所提到的蘇格蘭人，已經定居在喀裡多尼亞，羅馬的作者沒有任何人暗示他們從其他國家遷移過來；(2)跟遷移有關的各種報告，無論是來自愛爾蘭的吟遊詩人、蘇格蘭的歷史學家還是英國的古物專家(像布坎南、卡姆登、厄捨、斯提林弗裡特等等)，全部都是傳說；(3)托勒密(150A.D.)提到三個愛爾蘭部族，淵源於喀裡多尼亞血統；(4)一位年輕的喀裡多尼亞王子，是芬戈爾家族的一個分支，獲得並據有愛爾蘭王國。在經過這些讓步以後，惠特克先生和他的對手之間的差異可說是微不足道。他所創造的真正歷史是奧西安的表弟費格斯在公元320年從愛爾蘭遷到喀裡多尼亞，這種說法是根據蓋爾語的長詩所補充的臆測之詞，還有就是14世紀的一位僧侶——賽倫塞斯特的理查德非常薄弱的證據。


[268]
 　喀裡多尼亞人非常讚賞而且垂涎異鄉人的黃金、馬匹和照明的火燭。


[269]
 　[譯注]金雀花王朝又稱安茹王朝，統治英國的時期從公元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到公元1485年理查三世死亡為止。


[270]
 　利特頓勳爵詳盡敘述蘇格蘭人野蠻的入侵行動，大衛·達爾林普爾爵士只是稍稍提到一下，在那個時代(1137A.D.)，法律、宗教和社會已經軟化他們的風俗習慣。


[271]
 　卡姆登在傑羅姆的原文裡恢復他們真正的姓名，傑羅姆在高盧看過成群結隊的阿塔科提人，後來他們定居到意大利和伊利裡亞。


[272]
 　[譯注]休謨(1711—1776A.D.)，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不可知論的理論家，主要作品有《人性論》《人類理智的研究》。


[273]
 　阿米阿努斯經常提到他們每年的集會和法律等狀況。利普提斯和塞卜拉太很久以來已經殘破不堪，只有奧亞這個城市還很興旺，它是阿普列烏斯(Apuleius,Lucius，公元2世紀羅馬文學家，著有《金驢記》)的故鄉，現在的名字是的黎波里。


[274]
 　蒂爾蒙特探索羅馬努斯伯爵的史實，曾經討論在編年上所發生的困難。


[275]
 　阿米阿努斯的編年史料不太可靠，奧羅修斯好像把菲爾穆斯的叛變放在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死後，蒂爾蒙特努力要選一條正確的道路。在最滑溜的小徑上，看來阿爾卑斯山耐勞負重、腳步穩健的騾子最為可靠。


[276]
 　[譯注]公元前112年羅馬帝國與努米底亞國王朱古達發生戰爭，前期以執政官梅泰盧斯為統帥，公元前107年馬略出任執政官，被派往阿非利加接替作戰任務，遂於公元前105年平定動亂。


[277]
 　在原文上這是很長的一章，但是到處都是破綻和謬誤，由於缺乏編年資料和地理上的陸標，所以敘述的狀況讓人感到困惑。


[278]
 　古代的地理學到現在有很大的進步，所以無人居住的地區逐漸在縮小，從緯度45度到24度，再減到16度。


[279]
 　如果薩堤爾是指猩猩這種巨大的類人猿，當君士坦提烏斯在位時，有個這樣的品種確實活生生地在亞歷山大裡亞展示過；聖安東尼在蒂巴伊斯沙漠時，曾經與這種虔誠的野人談過話，現在要想這樣做確實有一些困難。


[280]
 　聖安東尼遇見過這樣的怪物，克勞狄皇帝斬釘截鐵說有這種怪物存在，引起公眾的嘲笑。但是他在埃及的行政長官很有本領，送回一個處理好的標本，是半人半獸經過防腐的屍體，以後在皇宮裡幾乎保存了1個世紀。


[281]
 　侏儒的傳說像荷馬的史詩一樣歷史悠久。印度和埃塞俄比亞的侏儒只有27英吋高，每到春天他們的騎兵(騎在山羊的背上)就要列陣，衝鋒前去打破鸛鳥的蛋。他們的房屋是用泥土、羽毛和蛋殼造成。


[282]
 　《航海史》是很有價值的一本書，第三卷和第四卷敘述黑人當前的狀況。靠近海岸的民族因為與歐洲人通商，文明有很大的進步，內陸地區只有摩爾人的殖民地才有一點改良。


[283]
 　阿米阿努斯的原始證據才具有決定性，克理尼的摩西和普羅科皮烏斯提出來的資料，只能供參考。但是這些歷史學家把明顯的事實弄得混淆不清，同樣的事件會重複提出來，而且會引進無關的傳聞，所以在運用時特別要謹慎小心。


[284]
 　阿爾托格拉薩可能就是阿爾塔格拉或阿爾迪斯，奧古斯都的孫子蓋烏斯曾在此地受傷。這個城堡在阿米達的上方，靠近底格里斯河的一個源頭。


[285]
 　蒂爾蒙特從編年史中獲得證據，奧林匹婭斯就是帕拉的母親。


[286]
 　阿米阿努斯提到過波斯戰爭裡這個事件，但是沒有日期，克裡尼的摩西只是添增一些實情，但是很難將真相與傳說分得清楚。


[287]
 　阿爾達希爾是偉大的沙普爾的繼承人和堂兄弟，也是他的兒子沙普爾三世的監護人，可以參閱《世界史》。作者編纂這本作品的比重並不平衡，非常勤奮地搜集薩珊王朝的史料，內容充實，極具參考價值，但是把羅馬和東方分開成為兩部不同的歷史，這種安排毫無意義。


[288]
 　赫曼裡克統治和征戰的簡單記錄，其中很多有價值的斷簡殘篇，是喬南德斯引用阿布拉維斯或卡西多尼烏斯的《哥特史》。


[289]
 　比亞研究被赫曼裡克軍隊降服的民族，雖然非常盡力但是收效不大，他拒絕承認瓦西諾布朗奇的存在，因為他們的名字太過於冗長，然而法蘭西派往拉蒂斯邦或德累斯頓的特使，就要穿過梅迪歐馬特裡西這個地區。


[290]
 　《格勞修斯全集》出現過埃斯蒂人這個名字，但是安布羅斯手抄本也要恢復埃斯蒂人，是因為塔西佗的筆下敘述過他們的狀況和處境。


[291]
 　比亞經過仔細的查證，才確定協防軍的真實數量。阿米阿努斯說是3000人，而佐西穆斯提到有1萬人，這些都是哥特大軍的先頭部隊。


[292]
 　歐納庇烏斯未佚失的殘本裡敘述這次行軍和後來的談判，等省民熟悉蠻族後，發現他們的體能狀況未免言過其實，身材雖比較高大，但兩腿無力，肩部瘦削。


[293]
 　希臘的詭辯家認為，整個哥特人的歷史到狄奧多西的勝利和獲得和平為止，都是同樣的戰爭而且只有一次。


[294]
 　阿米阿努斯、佐西穆斯和提米斯提烏斯都提到過哥特人戰爭。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派演說家提米斯提烏斯去祝賀勝利的皇帝，把多瑙河的瓦倫斯吹捧成斯卡曼德河上的阿喀琉斯。喬南德斯根本沒有提及這次與西哥特人之間的戰爭，因為有損哥特人的威名。


[295]
 　阿米阿努斯認可彼得洛尼烏斯·普羅布斯的功勞，但帶著一股怒氣指責他的高壓統治。當傑羅姆繼續翻譯《歐西比烏斯編年史》時，他表示這些都是事實，而且這個地區的輿論也是這種說法。聖徒後來與普羅布斯的孀婦建立起很親密的友情，他在原作裡就用埃奎提烏斯伯爵的名字來取代，雖然並不得體，倒是還算公正。


[296]
 　尤里安提及他的朋友伊菲克裡斯為人正直，對國家也有貢獻，後來他的服裝和行為都模仿犬儒學派的哲學家，那種憤世嫉俗的做法顯得很荒謬。


[297]
 　傑羅姆一直在誇大瓦倫斯的錯誤，就是最後對他的報復行動說幾句慰勉的話，也都加以拒絕。


[298]
 　阿米阿努斯提到軍隊擁立的形式和莊嚴的典禮，瓦倫提尼安好像沒有與羅馬元老院磋商，甚至都沒有通知。


[299]
 　蒂爾蒙特證明格拉提安統治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伊利裡亞，我已經盡力表示他的權勢超過他弟弟統治的領域，只是使用比較含糊的說法而已。


[300]
 　這是阿米阿努斯很壞的寫作習慣，不容易把事實和比喻分得清楚，然而他很肯定說是看到腐爛船隻的殘骸，留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邁索尼。


[301]
 　利巴尼烏斯、佐西穆斯、索佐曼、西德努斯和傑羅姆都對地震和海嘯有不同敘述。伊庇道魯斯為市民沒信心而難過，若把埃及修道士聖奚拉裡請到海灘，比出十字架的姿勢，像山一樣高的波濤很快就會退回去。


[302]
 　狄凱阿科斯是逍遙學派的哲學家，寫了一篇正式的論文，證明這項非常顯明的真理，對人類而言並不光彩。


[303]
 　希羅多德提到最早的西徐亞人，局限在多瑙河和帕盧斯·梅奧蒂斯海之間，範圍大約是長寬各為4000斯達底亞(約合400羅馬裡)。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提到名稱和民族的逐漸演進過程。


[304]
 　韃靼人是最原始的部落，也是蒙古人的仇敵，最後成為蒙古人的臣民。在成吉思汗和繼承人所領導的軍隊裡，韃靼人通常擔任前鋒，贏得戰無不勝的讚譽，他們的名字從首次被外國人聽到起，就用來稱呼整個民族。我在提到歐洲或亞洲北部的遊牧民族時，不論稱為西徐亞人還是韃靼人，其間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305]
 　希羅多德的《歷史》第四卷對西徐亞人描繪出奇特而不完整的畫像，但等到現代，闊萬林大汗、阿布加齊大人的敘述還是同樣不變的景色，表現出栩栩如生的鄉土之情，他的《韃靼譜系史》也連篇累牘地被法國和英國的編者所引用。卡爾平、阿塞林和魯布魯基斯的作品介紹了14世紀的蒙古。除這些導師外，還要加上張誠和其他的耶穌會教士，他們很精確地測繪出中國的韃靼地方。還有就是為人誠摯而學識淵博的大旅行家、安特摩尼的貝爾。


[306]
 　烏茲別克人的早期生活習慣到現在已有很大的改變，主要原因是他們信奉伊斯蘭教，其次是他們據有布加裡亞的城市和田地的收成。


[307]
 　德吉尼(1721—1800A.D.，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是精通中文的翻譯家，工作勤奮，發現韃靼人的遷移運動，為人類歷史展開研究的新領域。


[308]
 　中國的韃靼地區有一塊平原，離長城只有80里格(舊時的長度單位，等於3英里或5公里)，傳教士發現位於海平面上3000幾何步度(每幾何步度為5英尺)。孟德斯鳩(1689—1755A.D.，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哲學家)運用旅客的敘述，當然不免有濫用之嫌，推論出亞洲的變革主要是受環境影響，像是冷與熱、強與弱，非常極端，缺乏溫帶氣候。


[309]
 　珀蒂·克魯瓦描繪出蒙古人出獵的偉大場面；耶穌會教士張誠和南懷仁曾隨駕參加康熙皇帝的木蘭秋獮；等到乾隆即位，結合滿蒙的武功和中國的文治，這位詩人也是獵者，用詩句表達出歡悅之情。


[310]
 　參閱《韃靼譜系史》第二卷，在《成吉思汗傳》之後附有大汗的列表。在帖木兒統治的時代，他的臣民之一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仍舊擁有「可汗」的稱號，表示王室的血統。亞洲的征服者對擁有埃米爾或蘇丹的頭銜就已心滿意足。


[311]
 　孟德斯鳩費了很大的力氣，想要說明阿拉伯人的自由和韃靼人的奴役兩者之間的差異，事實上這種差異根本不存在。


[312]
 　阿布加齊汗王在他的《韃靼譜系史》中，提到烏茲別克的韃靼人悲慘的傳說和傳統，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統治以前的時代。


[313]
 　在《伊利亞特》第十三卷，朱庇特將眼光從特洛伊血腥的戰場轉向色雷斯和西徐亞的平原。改變場景後，我們看不到更安寧平靜或更純潔清白的情景。


[314]
 　參閱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五卷。當大流士的進軍到達位於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間的荒原，西徐亞人的國王送給他1只鼠、1只蛙、1隻鳥和5支箭，這真是富有哲理的寓言。


[315]
 　希臘人在《亞歷山大遠征史》中提到裡海及流入裡海的河流，還有位於鄰近的部落。要是與實際的位置比較，就知道希臘人是出於虛榮心作祟和無知，才產生這些錯誤。


[316]
 　此民族最早位置在中國西北的山西省和陝西省。兩個最初的朝代夏朝和商朝時主要的城市還是可移動的營地，稀疏地散佈著村落，大部分土地不是耕地而是牧場，按照規定出獵以消滅為害人民的野獸。河北地區(北京所在地)當時還是一片荒原，南方各省都是苗、瑤諸族的天下，到漢朝(206B.C.)才有帝國的形式和規模。


[317]
 　中國君主專制時代的開始時間，從公元前2952年到公元前2132年，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當前在位的皇帝(譯按：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欽定為公元前2637年(譯按：黃帝即位之年，經查現有資料，有公元前2673年、公元前2698年及公元前2674年三種說法。原文所謂公元前2637年，不知是否筆誤)，成為合法的中國紀元起算的年份。原來之所以有很大的差異，是兩個最初朝代的長度未確定所致，再加上更早的真實或傳說，可以推到黃帝或伏羲。司馬遷把所作的《史記》開始時期定為公元前841年；根據孔子的記載，從公元前722年(譯按：春秋編年開始，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春秋結束)到公元前480年共發生36次日蝕(其中有31次得到證實)。要是根據這個資料計算，中國的歷史時期未超過希臘的奧林匹克時期(譯按：從公元前776年開始，每四年計算一次)。


[318]
 　經歷幾個混亂和專制的朝代以後，漢朝是恢復儒家學術的時期，保存殘留的古代經史和文藝，把各種學說加以發揚光大。由於書寫工具的改進，使得書籍的保管更為方便。在公元前97年，司馬遷完成中國歷史第一部巨著《史記》。修史的工作傳承下去，前後共有180位歷史學家參與。他們的作品精華還在流傳，法國的皇家圖書館收藏有部分書稿。


[319]
 　伊果人或稱維果人，分為三個階層，就是獵人、牧人和農人，最後這個階層受到前面兩個的輕視。


[320]
 　蘇武的忠貞氣節和冒險經歷，直到現在還受到中國人的頌揚。


[321]
 　按照民間說法，若有人敢把神聖的海稱為湖，它就會怒氣衝天引發劇烈風暴。像這樣的用詞，會在水手的荒謬迷信和旅客的荒謬固執之間，帶來很多的爭執。


[322]
 　這種說法出現在呈給漢文帝的奏文中。我沒有採納馬可·波羅和艾薩克·福修斯的誇大之詞，而是合理假定北京有200萬人口，而南方的城市是中國的生產中心，人數更多。


[323]
 　燕然勒石銘文是出於班固之手，他曾任蘭台令史，這類紀念碑在西域各地都有發現。(譯按：班固負責修史的工作，繼承父親的遺志完成《漢書》的著述。)


[324]
 　據中國史，匈奴出現在公元前1210年，但國王的名字要到公元前230年才提到。


[325]
 　有關匈奴興亡的各種重大事件，在《通鑒綱目》裡有詳盡的敘述，人數較少的各旗也會因作戰傷亡和離開領地而消失。


[326]
 　成吉思汗率蒙古人入侵粟特時，此地受卡裡斯姆蘇丹穆罕默德的統治。東方的歷史學家頌揚這個人口眾多的城市和富裕的國土，但都遭到成吉思汗的蹂躪。


[327]
 　查士丁留下了希臘國王巴克特裡亞納的一部簡短傳記。這個國家之所以能興旺繁榮，在於建立了一條新而特別的貿易路線，把商品從印度運到歐洲，經過烏滸河、裡海、居魯士山、費西斯河和黑海。其他的路線不論是陸地還是海上，都操縱在塞琉西亞人和托勒密人的手裡。


[328]
 　13世紀時，魯布魯基斯教士從語言和起源著手研究「匈牙利」這個不尋常的名字。


[329]
 　在公元1771年有30萬土爾扈特族人，也就是俄羅斯的卡爾梅克人，歸順清朝。中國的乾隆皇帝勒石刻碑，已由在北京的傳教士譯成外文。皇帝以天子和國君的名義，辭藻華麗而優美。


[330]
 　《通鑒綱目》敘述鮮卑人的征戰範圍有1.4萬華里，按照現在的標準，200華里(要是更精確的話應是193華里)等於緯度1度，而1英里要超過3華里，而且知道古代的華里不到現代的一半，所以算起來只合3000英里。


[331]
 　匈奴的後續歷史還延續了3或4個朝代，有很明確的證據證明，雖然他們在中國的內地久居，但仍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


[332]
 　所謂匈奴人可靠的歷史，全是傳聞的無稽之談。有關他們的起源和發展，都找不到任何根據。比如他們追隨一頭公牛或者一頭雄鹿，而通過了泥濘的梅奧蒂斯海。


[333]
 　像這樣令人厭惡的起源，喬南德斯以哥特人的仇恨心理加以描述，好像模仿希臘人，但是不像他們的神話那樣富於詩情畫意。


[334]
 　羅克索拉尼人可能是俄羅斯人的祖先，諾夫哥羅德·維利奇時期的居留地(862A.D.)跟拉文納的地理學家指出羅克索拉尼人的位置(886A.D.)，相距並不算遠。


[335]
 　[譯注]Judge，運用聖經的名稱「士師」，兩者的性質很類似。


[336]
 　阿米阿努斯的原文並不完整，也可能有謬誤，但是地面的自然狀況，可以說明哥特人建造防禦用土堤的位置，事實上，也只能局限在這幾個地方。


[337]
 　比亞有個很奇怪的想法，他把阿拉維烏斯和哥特主教烏爾菲拉斯看成是同一個人，而烏爾菲拉斯是一個卡帕多細亞俘虜的孫子，成為哥特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君主。


[338]
 　阿米阿努斯和喬南德斯都曾經提及，是匈奴人顛覆了哥特帝國。


[339]
 　阿米阿努斯的年代含糊不清，而且內容不夠完整，蒂爾蒙特花很大力氣才把瓦倫斯的編年史整理得很清楚。


[340]
 　伊索裡亞人每到冬天就在小亞細亞一帶攔路搶劫，最遠會到君士坦丁堡的鄰近地區。


[341]
 　歐納庇烏斯和佐西穆斯不厭其煩，將哥特人認為值錢和奢華的物品列出清單。然而這些都是行省製造的產品，蠻族獲得的方式，在戰時可以當成戰利品掠奪，但是在平時也可能是贈送的禮物，或是自己花錢購買。


[342]
 　所謂「無用的金屬」就是指白銀。喬南德斯是哥特人，難免大為光火，把一切不法作為全都掀出來；奴性很重的希臘人，為羅馬人掩飾令人髮指的行徑，反而責怪蠻族不守信用；阿米阿努斯是愛國心很重的歷史學家，對這個難堪的題材輕描淡寫地提了一下；傑羅姆很公正地指出羅馬人的罪行，但是敘述的內容很簡略。


[343]
 　有些皇室的物品像盾牌之類，確實是在哈德良堡製造。群眾就是在這些工人帶頭之下，與哥特人發生爭吵。


[344]
 　礦場位於貝西地區的萬山叢中，羅多彼山脈在腓立比和菲利普波利斯之間迤邐而過。這兩座馬其頓城市，都因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而得名，他每年從色雷斯礦場獲得價值1000泰倫(等於20萬英鎊)的貴金屬，僅這項收入就可以用來支付組成方陣的軍隊，收買希臘的演說家。


[345]
 　這些處境惡劣的工人常逃走，瓦倫斯制定嚴苛法律，好把他們從藏身處抓出來。


[346]
 　可以從安東尼的行程指出這個地點的位置，在奧維德放逐地托米的北方約60英里處，由命名為沙利西斯(意為柳樹)可知道土壤的性質。


[347]
 　蠻族把大車圍成一圈成為車城，用來當成工事供防禦之用，他們的後代把這個名字一直保持到15世紀。


[348]
 　這句話的拉丁文原文是一種隱喻，用在這裡等於是破壞阿米阿努斯的文體，實際指的是用火炬或者是舉火作為信號。


[349]
 　這位歷史學家可能親自到過這塊平原，那時他的身份不是士兵就是旅客。阿米阿努斯的個性很謙遜，親身參加君士坦提烏斯和尤里安的波斯戰爭以後，把有關自己的冒險事跡全部都隱藏起來，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在何時離開軍職。等他退休回到羅馬，才開始寫作那個時代的歷史。


[350]
 　傑羅姆特別列舉出這些北方的遊牧民族，等於標明了20年的苦難時期，這封給希利奧多魯斯的書信是寫於公元397年。


[351]
 　丹維爾精確標定阿根塔裡亞會戰的位置，在斯特拉斯堡的南面約23高盧裡格，或是34羅馬裡，離遺址不遠處是鄰近的市鎮科爾馬。


[352]
 　佐西穆斯詳述塞巴斯蒂安雜亂無章的功勳，但有關哈德良堡會戰如此重大事件，只有寥寥數行文字。有些教會學者很痛恨塞巴斯蒂安，按照他們的說法，佐西穆斯的恭維令人感到羞愧。佐西穆斯的偏見和無知，使他失去月旦人物的資格。


[353]
 　只有阿米阿努斯敘述會議和行動，直到哈德良堡會戰結束為止。我們可以指責他的寫作風格有很大的缺點，且記事雜亂無章。但他的作品就寫到此為止，我們不得不告別這位公正的歷史學家。對於這種無法挽回的損失深感遺憾，譴責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


[354]
 　不同之處是阿米阿努斯說的距離是8英里，而埃達提烏斯提到12英里。就這方面就能讓很多評論家感到困惑，事實上他們只想知道一支大軍的正確位置，根本不會考慮這支軍隊要佔多大的空間和範圍。


[355]
 　要是按照波利比阿悲觀的估算，只有370名騎兵和3000名步兵逃離坎尼會戰的戰場，1萬名成為俘虜，被殺的人數總計有5630名騎兵和7萬名步兵。李維提到的損失沒有這樣慘重，只有2700名騎兵和4萬名步兵被殺。羅馬軍隊的參戰人員大約是87,200名。


[356]
 　瓦倫斯花錢買到薩拉森人的友誼，這些部落經常騷擾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邊界，令人不勝其煩。後來其中竟有一個民族將基督教的信仰轉變成另一種宗教，傳播開來造成新的時代。


[357]
 　這一系列事件在阿米阿努斯作品最後幾頁仍有跡象可循。我們對佐西穆斯已不寄予厚望，他竟把阿拉伯人的出擊，誤記在瓦倫斯去世之前。歐納庇烏斯對色雷斯、馬其頓的富裕狀況，讚許不已。


[358]
 　愷撒在《高盧戰記》中以無動於衷的語氣敘述，維內蒂人投降乞求寬大處理，他竟將所有元老處死；他想盡辦法要絕滅厄布羅尼人整個部落；在布爾吉不分男女老幼，屠殺4萬人，為被害的士兵報仇。


[359]
 　當時的教會和漁夫有洗劫馬格德堡的記載，哈特在刊印時竟顧慮到會損及歷史的尊嚴。


[360]
 　歐納庇烏斯認為年輕的哥特人有超自然的成長能力，真是愚不可及。他提到卡第穆斯的士兵，全副武裝從惡龍的牙齒裡蹦出，那是希臘人常用的雄辯之詞。


[361]
 　佐西穆斯把時間弄錯，才會感到好奇，連篇累牘地找理由，說明尤利烏斯為何沒有請示狄奧多西皇帝。其實很簡單，那時狄奧多西還未登上東部的帝座。


[362]
 　狄奧多西大帝的傳記是上個世紀的作品，使年輕的法蘭西王儲心中激起天主教信仰的火花。作者弗萊希耶是知名的修道士，後來成為尼姆的主教。他的歷史著作充斥著陳腔濫調和說教的詞句，但是他曾受教於巴羅尼烏斯門下，追隨聖安布羅斯和聖奧古斯丁的理念。


[363]
 　伊塔利卡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為意大利的老兵受傷退役以後安置在西班牙的殖民區，遺址現在保存很好，離塞維爾大約有1里格，位於瓜達幾維亞河的對岸。


[364]
 　我贊同蒂爾蒙特的意見，懷疑狄奧多西是皇室的後裔，到他登基為帝仍然諱莫如深。帕卡圖斯對這件事閉口不言，看來比起提米斯提烏斯、維克托和克勞地亞這些御用文人的說詞，份量更重，因為這些人認為狄奧多西的家世，出於圖拉真和哈德良的血胤。


[365]
 　帕卡圖斯把狄奧多西在年輕時所受的教育，與亞歷山大、漢尼拔和小阿非利加努斯相提並論，因為他像這幾位名將，開始時都在父親的麾下服務。


[366]
 　阿米阿努斯提到這次勝利，有些事項也經過提米斯提烏斯和佐西穆斯證實，但狄奧多里特增加很多情節，有些跟空位期發生的事件混在一起，令人感到百思不解。


[367]
 　帕卡圖斯把狄奧多西的鄉居生活與辛辛納圖斯相比，前者在此時獲選為帝，而另一位卻能安貧樂道。


[368]
 　丹維爾認定考丘位於古老的加利西亞行省，佐西穆斯和埃達提烏斯則認為此處是狄奧多西的出生地，繼承的家產也在這裡。


[369]
 　阿米阿努斯是羅馬最後一位臣民，以異教徒的身份用拉丁文撰寫歷史作品。到下一個世紀，東方產生一些講究修辭的歷史學家，像佐西穆斯、奧林庇奧多魯斯、馬爾庫斯和坎迪杜斯等人。


[370]
 　多數作者提到狄奧多西罹患重病，在帖撒洛尼卡長時間休養。佐西穆斯是為了削減他的光榮戰績，喬南德斯是因為這對哥特人有利，而教會作者是為了宣揚他的受洗。


[371]
 　佐西穆斯把摩爾達當成西徐亞人，後來希臘人根據他的名字，把他視為哥特人。


[372]
 　讀者若能參閱喬南德斯的原文，想來不會反對，何況這部書很可能是經過他的抄寫才編成。除這段文字，喬南德斯在後面還提到阿薩納裡克的死亡和葬禮。


[373]
 　佐西穆斯也讚許狄奧多西的氣度恢宏，為自己增添光彩，為國家獲致利益。


[374]
 　埃達提烏斯所撰《歲時記》，內容簡略但可信度高，受到那時代的強烈情緒影響；提米斯提烏斯所撰第十四篇演說詞，對當時的和平與執政官薩圖爾尼努斯大肆恭維。


[375]
 　佐西穆斯經常顯示出判斷力不足，在敘述重大歷史事件時，充滿煩瑣可疑的情節，令人不堪卒讀。


[376]
 　羅馬將領贏得作戰的勝利，親手殺死敵軍的國王或是大將，就可以把他的胄甲剝下來當戰利品，但是這種例子在羅馬戰無不勝的時代，也不過只有3次。


[377]
 　這是哥特歷史學家自譽之詞，認為他的同胞天真無邪，愛好和平，不遷怒，不記仇，充滿寬恕之心。要是按照李維的說法，羅馬的征戰完全是為了自衛。


[378]
 　提米斯提烏斯寫出一篇精心推敲而且理由充分的辯白，不過，也無法避免希臘修辭學家那種觀念幼稚的通病；奧爾甫斯只對色雷斯的野獸施展魔法，但是狄奧多西迷惑吸引這個地區的居民，他們的祖先曾經把奧爾甫斯撕成碎片。


[379]
 　為了懲罰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殺害哥特士兵，把每天配給的麵包份量減少一半。


[380]
 　佐西穆斯講了一個有關這位冒險犯難的君王冗長而荒謬的故事：他帶著五名騎士在外到處漫遊，結果偵察到一名探子，鞭笞他，並在一名老婦人的木屋裡殺死他。


[381]
 　要是比較歐納庇烏斯和佐西穆斯的作品，就會發現同一個故事有不同的情節，而且主角的名字也不盡相同。弗拉維塔也可稱為特拉維塔，後來成為執政官(401A.D.)，繼續忠心耿耿地在狄奧多西的長子手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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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格拉提安崩殂和狄奧多西的統治 阿里烏斯教派受到打擊 聖安布羅斯的事跡 馬克西穆斯的第一次內戰 狄奧多西的性格作風、治理國事和知錯悔罪 瓦倫提尼安二世殞世 尤金尼烏斯的第二次內戰 狄奧多西駕崩(340—397 A.D.)


 一、格拉提安早年的功業和僨事的性格(379—383 A.D.)

格拉提安在20歲前，名聲已勝過最有成就的君王。他那溫和友善的個性贏得友人喜愛，和藹親切的言行獲得人民擁戴，文人雅士欣賞君王的慷慨大方並讚揚他的學識和口才，軍隊推崇他那過人的勇氣和嫻熟的弓馬，教士認為格拉提安謙卑的虔誠是他無可比擬的完美德行。他在科爾馬的勝利使西方免於蠻族可怕的入侵，東方行省因此對他充滿感激之情，把狄奧多西的成就和國家的安全，歸之於偉大的君王有識人之明。然而格拉提安在完成令人緬懷的事跡後，不過四五年便被弒身亡，只有曾經的名聲殘存下來。其實他在被謀害之前，就已經失去了羅馬世界的尊敬和信任。

格拉提安的性格和行為之所以發生驚人的改變，不能全歸於旁人的奉承和諂媚的影響，事實上身為瓦倫提尼安的嫡子，他從小就為阿諛之徒所包圍，此不足為怪；也不能說是他的剛愎和任性所導致的，因為這是他溫和的個性一直想要極力避免的行為。若深入觀察格拉提安的生活，可以瞭解到他讓公眾失望的真正原因。身為一國之君，他的德行不是借由經驗和逆境所養成，而是皇家教育早熟和人工催成的果實。他的父親用溺愛的親情刻意栽培，延請各門學科和各種技藝的明師，來塑造年輕皇子的身心。
[1]

 豈不知天下事物越難到手越受重視，反之亦然!他們費盡心力傳授的知識，以大吹大擂的方式展現出來，以過度的讚揚稱許年輕的皇子。

格拉提安的個性柔和順從，接受導師們明智的訓示，給他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缺乏熱情可以解釋為理性過強。那些教過他的導師逐漸升到高位成為國家的大臣，
[2]

 巧妙掩飾著他們在當家做主的事實，因此君王在一生之中每遇重要關頭，行動就顯得很堅定、適切而正確。但精心教導所產生的影響力無法穿透表面發揮作用。教學經驗豐富的導師正確引導皇家門生，但無法把積極進取和獨立自主的原則灌輸到他軟弱和怠惰的心靈中。然而此原則，卻正是成為一個英雄人物的必備條件，只有永無止息地追求榮譽，才能獲得幸福的生活。等到時間和意外使這些忠誠的顧命大臣離開宮廷，西部的皇帝逐漸墮落而原形畢露，把管理政府的權力授予野心分子，任其玩法弄權，自己則沉溺在毫無意義的消遣之中。無論是宮廷還是行省，賣官鬻爵苞苴公行，一無是處的封疆大吏唯一的功績是追查褻瀆神聖的罪行。君王為信仰而蒙蔽良知，只聽從聖徒和主教的指引。
[3]

 他們獲得皇帝的詔書，將違犯、忽略和不知「神聖法條」，當成十惡不赦的大罪來懲處。

年輕的格拉提安經常鍛煉體能和武術，特別喜歡演練成效顯著的項目，像是調教馬匹、拉弓射箭和投擲標槍。這些都是士兵的看家本領，卻被皇帝用在不務正業的狩獵之上。帝王為了享樂，圍起面積廣闊的園林，圈養著數量繁多的飛禽走獸。格拉提安忽略了身為九五之尊的職責和威嚴，把時光浪費在賣弄技巧和勇氣的捕獵活動上。羅馬皇帝為自己擅長一種技藝而感到驕傲和滿足，卻不知最卑賤的奴隸所擁有的技藝都比他更高明。無數觀眾從年輕皇帝聯想到當年的尼祿和康茂德，但是格拉提安因本身的純潔和節制，所以沒有產生他們那種惡魔式的獸行，他的手裡只沾染動物的鮮血。
[4]




 二、不列顛的叛變和格拉提安被弒(383—387 A.D.)

世人雖認為格拉提安的品德已經墮落，但只要沒有傷害到軍隊，激起軍方的厭惡之心，倒也不會危及他統治的安全。年輕的皇帝聽從老師的教導，宣稱自己是軍隊的朋友和學生，花很多時間在軍營裡與大家親切交談。對於忠心耿耿為自己服務的部隊，要把他們的健康、生活、酬勞和職位視為最關切的事務，如此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等到格拉提安不理政事沉溺於狩獵活動，大臣中若是有人具有高明的狩獵技巧，君臣就會常聚在一起，從而產生密切的感情。

例如有一小隊阿蘭人從軍隊被派到皇宮擔任勤務，他們以前就習慣在西徐亞廣闊無邊的平原上遊獵，高盧的林園和圍場相形之下小得多，使他們的精湛技能更能大顯身手。這支受到寵愛的衛隊，格拉提安對他們的才幹和習俗都讚不絕口，因信任他們而讓他們單獨負起護衛皇帝安全的工作。他經常穿著西徐亞武士的裝束，帶著他們的武器，背負長弓和華麗的箭囊，身著毛皮製成的服飾，出現在士兵和人民的面前，好像有意引起公眾反感。羅馬君主的這幅打扮，等於是在否定本國的體制和習俗，使軍團所有成員的內心充滿悲憤和惱怒；
[5]

 即使是在帝國軍隊裡可怕而強大的日耳曼人，他們也對北國蠻子的奇裝異服表露出不屑一顧的態度。誰知這些來自北國的野蠻部族，不到幾年工夫，就從伏爾加河浪跡天涯來到塞納河畔。

一股理直氣壯而且毫無顧忌的怨聲，在帝國西部的軍營和守備部隊中滋長迴響。溫和而怠惰的格拉提安低估了事態的嚴重性，沒有及早撲滅不滿的徵候；由於缺乏臣民的愛戴和尊敬，因此臣民對君王不會產生畏懼之心，君王也無法發揮影響力以獲得所期望的支持。想要推翻現存的政府，事實上是極為困難的工作，從君士坦丁建立帝國的政策以來，帝位就受到傳統、法律、宗教以及政軍權力平衡等重要因素的保護，因此格拉提安的帝位穩如泰山。探求不列顛產生叛亂的原因並非重點，意外事件通常是社會騷亂的根源，但叛變的種子只有落在僭主和篡奪者的手裡，才會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駐守偏遠島嶼的軍團，長久以來就以瀰漫著僭越傲慢的風氣而著稱於世。
[6]

 馬克西穆斯的大名在天下板蕩之時脫穎而出，獲得士兵和省民異口同聲的一致擁戴。在他的命運還未確定之前，這位未來的皇帝如今卻只是一個帝國的叛徒。他是西班牙人，受到狄奧多西這位同鄉、戰友和對手身登大寶的刺激，因而激發起羨慕和憤恨之心。他一生主要的事跡都發生在不列顛，並非我不願找出他結婚的證據，但只找到一些傳言，說他與一個領主的女兒訂有婚約，這位領主的領地在卡納芬夏
[7]

 ，相當富有。馬克西穆斯身處省級的職位被看作他出身寒微或者是被放逐的證據；如果他之前已經獲得了任何文職或軍事職位，他就不會僅被任命為總督或將領的職位。
[8]

 那個時代只要是能做持平之論的作家，都承認他有卓越的才能和廉潔的操守，他可說功勳彪炳，雖然是狄奧多西的手下敗將，但仍受到當代人士推崇。馬克西穆斯雖感到不滿，但並沒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僅是指責君主的行為而已，但如此一來卻煽動了部隊的情緒，使得流言四起，怨聲載道。但在群眾的騷動之中，他可能是故作姿態，也可能是沒有嚴詞拒絕，最後還是接受了帝位。當然他發表的聲明也相當可信，宣稱是他因險惡的局面而不得不接受紫袍加身。
[9]



然而，背叛帝國同樣會面臨危險。從此刻起，馬克西穆斯離棄正統合法的君主，違背忠誠服務的誓言，要是他將自己的雄心壯志局限在狹小的不列顛，不僅沒有長治久安的希望，甚至難保自己的性命。他勇敢而明智地決心阻止格拉提安的暴政；不列顛島上的青年蜂擁而入他的麾下，之後他將艦隊偽裝成不列顛的移民，襲擊了高盧。
[10]

 皇帝平時住在巴黎，得到敵軍接近的警報後，立刻把原本浪費在獅子和黑熊身上的標槍，用來對付叛賊，但因積弱太久且積習已深，狀況已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地步。等到大事臨頭，軍隊的防守能力無法發揮任何作用，唯一可恃之處是人民和盟友的支持。高盧的軍隊不僅沒有阻止馬克西穆斯的進軍，反而興高采烈地用忠誠的歡呼迎接王師。就連高盧的民眾也表現出支持馬克西穆斯的態度，這讓君王感受到了被背叛的羞辱。部隊的職責是保衛皇宮，但現在位於巴黎附近的軍隊，首度丟棄了格拉提安的旗幟。

西部的皇帝向著萊昂逃亡，只有300名騎兵隨護，他希望在沿路的城市得到庇護，或至少允許他通過。然而殘酷的現實是，每處城門緊閉，不肯接納落難的君主。即使如此，要是他沒有被萊昂行省奸詐的總督出賣，還是可以安全抵達自己兄弟的領地，並帶著意大利和東部的部隊打回去。格拉提安聽到萊昂總督矢言忠誠的保證感到安心，懷著獲得支持的希望。誰知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等到馬克西穆斯的騎兵主將安德拉蓋西烏斯領軍抵達，他的願望全部落空。斷然執行篡賊命令的軍官毫無憐憫之情，等格拉提安用過晚餐後，就將他交到弒君者手裡(公元383年8月25日)。甚至在他苦苦哀求後，也不願將他的屍體交還給他的兄弟瓦倫提尼安二世。
[11]

 皇帝逝世後，最有實力的將領梅洛包德斯也被處死。這位法蘭克人的國王到生命最後一刻還保持首鼠兩端的名聲，這也是他「坐山觀虎鬥」的投機策略應得的報應，
[12]

 基於國家安全，這種斬草除根的行動確有必要。成功的篡位者在他的權勢得到西部各行省的承認以後，難免要吹噓自己的功勳並且感到極為得意。他說除了在戰爭中陣亡的人以外，他的勝利沒有沾染羅馬人的鮮血。

鼎革事件造成了極為迅速的帝位更替，使得狄奧多西來不及進軍解救他的恩主，就已獲得格拉提安戰敗和被弒的消息。就在東部皇帝感到憂慮且裝出極度悲痛的時候，馬克西穆斯的內廷大臣抵達，帶來了很大的困擾。擔任這個職務的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長者，並非像往常那樣選用宦官擔任，這是為了把不列顛篡位者的嚴正立場和克制態度，向君士坦丁堡的宮廷公開宣示。使臣用謙卑的語氣詳盡說明，他的主子行為正當且有充分理由，同時用模稜兩可的詞句鄭重昭告，謀殺格拉提安確實罪無可赦，但那完全是士兵在突發狀況下的狂暴行為，馬克西穆斯根本不知情也沒有同意。使臣接著用堅定而處於平等地位的語調，將和平與戰爭的選擇擺在狄奧多西面前，並且以充滿活力的宣言終結他的講話。雖然馬克西穆斯作為一個羅馬人以及臣民的君父，很希望能夠將軍隊用於共和國的共同防衛，但要是他的友誼受到拒絕，那麼他已經全副武裝做好準備，不惜為了爭奪整個帝國，在戰場上與狄奧多西一決高下。

對使臣做出直接和強硬的答覆是必須的，但是在這個緊要關頭，狄奧多西很難同時滿足個人的意願和公眾的期待。個人的榮譽和感恩的心理在大聲催促著他要復仇雪恥，正是由於格拉提安的寬宏大量和知人善任，他才得到君王的冠冕；克制則會讓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公眾會認為他仍然深記瓦倫提尼安往日對他父親的傷害，而忘卻了格拉提安對他的恩德。如果他接受對方的友誼，就必須分擔弒君的罪行；如果寬恕馬克西穆斯的罪惡，那麼司法原則和社會正義都會受到嚴重的打擊，篡奪者獲得承認的先例，會使帝位傳承的結構趨向解體，帝國未來將再度陷入罪行和災難。感恩和榮譽的情操永恆不變地節制著個人的行為，但是就君王的立場而論，身居高位所要擔負的責任更為重要，要是無辜的民族因他的懲罰行為而受到傷害，那麼即使是在人道和法律的原則下十惡不赦的大罪，也只有放過不予理會。謀害格拉提安是篡逆的行為，而格拉提安掌握著帝國能征善戰的行省；東部因為哥特戰爭的災難弄得民窮財盡，而且最讓人感到憂心忡忡之處，就是等到帝國的實力在內戰中消耗殆盡，即使獲得勝利的征服者也會成為北方蠻族的俎上肉。

狄奧多西在深思熟慮權衡輕重以後，決定強行按捺住憤怒之情，接受僭主提出的盟約。但他提出一條重要的條款要求對方遵守，馬克西穆斯必須以獲得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為滿足，格拉提安的兄弟確定保有意大利、阿非利加和西伊利裡亞的統治權，還有些相關條件列在協定之中，用來保障逝去皇帝死後的尊榮和法律權益。按照當時的習慣，三位帝國共治者的肖像要陳列在一起供民眾瞻仰。我們不該輕率認定，在舉行莊嚴的典禮訂約復交時，狄奧多西私下竟懷著毀約和復仇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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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狄奧多西的受洗和格列高利的任職(340—380 A.D.)

格拉提安雖然藐視羅馬軍隊，激起士兵怒火，以致白白丟了性命，但他對基督教的教士卻特別尊敬，所獲得的回報是這個勢力強大的階層，對他表示出讚許和感激之情。多少世代以來，無論是在世間還是在天國，他都獲得超凡入聖的殊榮。
[14]

 正統教會的主教對他的逝世表示哀悼，認為這是他們難以彌補的損失。但是，很快他們就會感到欣慰，因為格拉提安把東部的權杖交到一個君王的手裡，這位活躍的人物用他全部的精神和能力，支持謙卑的信仰和狂熱的激情。在教會的恩主之中，狄奧多西的光榮足可匹敵君士坦丁的聲名。要是君士坦丁的功勞在於豎起十字架的旗幟，那麼他的這位後輩可以一較長短的勳業，是清除基督教的阿里烏斯異端和消滅羅馬世界的偶像崇拜。狄奧多西是第一個受洗時就真誠信仰「三位一體」的皇帝。雖然他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按照那個時代的社會習俗和實際狀況，總會盡量延後實施入教的儀式，但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年底，患了一場大病，差點性命難保，使他不願再冒險延遲受洗。在他再度進入戰場對付哥特人之前，由帖撒洛尼卡的正統教會主教埃科裡烏斯，
[15]

 為他舉行神聖的洗禮(公元380年2月28日)。等到皇帝從聖水洗禮盆中緩緩抬起頭來，全身洋溢著再生的溫暖感覺。他頒布了一份義正詞嚴的詔書，公開宣示自己的信仰，為臣民指出應該皈依的宗教：

吾人(這是皇帝的官式用語)甚為欣慰，接受仁政治理的各民族，對於聖彼得賜予羅馬人的宗教，能保持虔誠的信仰。現在我們要堅定不移地皈依由教皇達馬蘇斯和身具使徒榮銜的亞歷山大裡亞主教彼得所宣佈的宗教。遵照使徒訓諭和福音教義，讓我們信仰聖父、聖子和聖靈這唯一的真神。我們虔誠相信三位一體有同等的神格和尊榮，我們判定追隨這種教義的信徒才有資格稱為正統基督徒。同時我們也判定其他教派全是極度愚昧的瘋子，應把他們打上可恥的標誌，稱他們是異端分子。同時我在這裡宣佈，他們不合法的聚會不得僭用教會這個可敬的名字，除了神的正義要定他們的罪，他們在塵世也要遭到嚴厲的制裁。我們的權威接受天上最高智慧的引導，考量對他們施加適當的懲罰。

一個士兵的信仰是接受教誨所產生的結果，並非孜孜不倦探究經典所獲得。皇帝常把注意力放在正統教派此一顯著的目標上，這是他經過審慎選擇後所做出的決定。阿里烏斯派神學家那種似是而非的題材、狡猾詭譎的爭辯和曖昧含糊的信條，都不會對他的宗教觀念產生任何影響。有次他對阿里烏斯派的觀點產生了一點興趣，要與能言善辯而又學識淵博的優諾米烏斯晤面談話。此時優諾米烏斯已過著隱退生活，離君士坦丁堡不太遠。但這次危險的談話為皇后弗拉西拉所勸阻，她非常擔心丈夫的正統信仰會受到影響。皇帝在她懇求之下聽從了勸阻。

狄奧多西具備粗淺的理解哲學辯論的能力，使得他的信念更為堅定。他剛把奧古斯都的頭銜和地位授予長子阿爾卡狄烏斯，兩位君主坐在莊嚴的寶座上接受臣民的效忠。伊康民姆主教安菲羅契烏斯趨近寶座，用尊敬的態度向狄奧多西行禮後，接著用像對待平民子弟的態度，很親切地招呼阿爾卡狄烏斯。狄奧多西被他這種無禮的行為激怒，下令立即將土裡土氣的教士驅離覲見的行列。就在衛士逼他走向門口的時候，這位反應敏捷的善辯者抓住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很大聲地宣佈：「啊，皇帝陛下，天國的主已經準備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像我這樣不虔誠的人，因為我只知道抱著喜悅的心崇拜聖父，拒絕承認聖子有同樣的尊榮。」狄奧多西立即擁抱伊康民姆主教，他從後者那非常戲劇化的比喻中得到難以忘懷的重要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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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是阿里烏斯派的主要基地和堡壘，大約在40年裡(340—380 A.D.)，
[17]

 君主和教士的信仰受到羅馬和亞歷山大裡亞正統教派的集體抵制。馬其頓尼烏斯沾滿基督徒的鮮血才登上總主教的寶座，後來陸續由優多克蘇斯和達摩菲盧斯接任。他們的主教轄區很容易從帝國各個行省輸入罪惡和謬誤，大眾熱情追隨宗教的爭辯，可以讓一大群無聊的城市人用來打發時間。我們也許可以相信一個很有見識的旁觀者的描述，雖然他的描述很詼諧，倒也可以讓我們體驗到宗教的熱情。他說：

這座城市充滿工匠和奴隸，每個人都是高深莫測的神學家，在店舖裡和街道上宣講教義。要是你想去換一塊銀子，他會告訴你聖父與聖子相異之處；如果你要買一條麵包，等你開口以後，對方的回答是聖子的神格低於聖父；要是你問浴池準備好沒有，對方的回答是聖子從虛無之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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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教派的異端在君士坦丁堡阿里烏斯派的保護下，相安無事地共榮共存。阿里烏斯派盡力確保諸多小教派的依附，同時用絕不寬容的態度，濫用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中獲勝的成果。君士坦提烏斯和瓦倫斯統治期間完全偏袒阿里烏斯派，本體同一論的殘存人員勢力衰弱，被剝奪所有公開或私下的宗教活動。有人用很悲愴的言辭說，他們的處境就像是羊群沒有牧羊人在旁照顧，散落在山嶺裡徘徊，或被貪婪的惡狼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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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的宗教熱忱並沒有衰退，反而在高壓下增長了實力和勇氣。瓦倫斯過世時，他們抓住機會，暫時獲得了部分的自由，在主教和本堂神父指導下進行正常的宗教集會。

卡帕多細亞人巴西爾和格列高利·納齊安贊，
[20]

 是世俗辯才和正教信仰極其罕見的結合，他們在當代人物中有卓越的表現。這兩位演說家有深厚的友誼，彼此相輔相成，無往不利。他們自認甚至是公認，可與最著名的希臘古代名家媲美。他們在雅典的學院中以同樣的熱情培養自己自由主義的學習精神；他們在隱退時同樣懷揣著虔誠的宗教信仰，在本都的曠野裡沉思默想，孤獨生活。無論是相互競爭還是因彼此羨慕而產生的一點摩擦，在格列高利和巴西爾聖潔而坦誠的胸懷下，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蹤。但等到巴西爾從一介平民升為愷撒裡亞總主教後，他讓全世界，也可能讓自己，見識到了他最傲慢的一面。他很謙卑地表示要給朋友安排職務，實際上等於是給人帶來痛苦的侮辱，有可能他原本的打算就是如此。

他並沒有給格列高利安排一個掌握實權而且顯赫的位置，好讓他盡情發揮優異的才幹。傲慢的總主教在廣闊行省的50個主教職位中，選擇了狀況最惡劣的薩西瑪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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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格列高利的教區。該處沒有水源和青蔥的林地，也沒有可供交往的社會活動，位於三條道路的交叉口，只有粗野而喧囂的馬車伕不斷來往。格列高利勉強屈服於羞辱的放逐。他被任命為薩西瑪的主教，但他提出嚴正的抗議，說他從未與令人厭惡的新娘完成屬靈的婚禮。後來他答應去管理家鄉的納濟安祖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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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父親擔任此地主教已超過45年。但是他仍舊念念不忘著要擁有更多的聽眾和更大的舞台，於是抱著宏圖大展的志向，接受君士坦丁堡正統教派提出的光榮邀請。

格列高利剛抵達首都(公元378年11月)，就受到一屋子親友虔誠而寬厚的接待。這個非常寬敞的房間就被貢獻出來作為宗教禮拜之用，取名為安娜斯塔西婭，表示尼西亞信仰的復活。私人的聚會所後來改建成為壯麗宏偉的教堂，等到時隔久遠，很容易讓人相信此地出現過奇跡和異象，證實聖母曾經親臨並且保護此地。格列高利·納齊安贊花了很多心血在安娜斯塔西婭的講道上，在兩年之內歷盡靈性修為的滄桑和傳教事業的興衰，並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阿里烏斯派為他的大膽進取心所激怒，特別把他傳播的教義提出來加以警告，宣稱要是他再宣講三個分開而相等的神格，虔誠的群眾必會受到刺激，用暴力和動亂來鎮壓阿塔納修斯異端的非法聚會。一群烏合之眾從聖索菲亞主座教堂出發，其中有「喪失憐憫他人權利的普通乞丐，有外形像山羊或半人半馬的僧侶，還有比耶洗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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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可怕的婦女」。安娜斯塔西婭的大門被打破，暴民使用木棍、石頭和火把進行攻擊，發生了很多起傷害事件。在打架滋事的過程中，有一個人喪失性命，格列高利在第二天早晨被傳喚到官員那裡，他稱他為死者公開表示信仰耶穌而感到滿意。當他從外來敵人的危險和恐懼中被拯救出來時，他那開創未久、勢力弱小的教堂受到內部派系的侮辱和騷擾。

有位外鄉人自稱馬克西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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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犬儒學派哲學家的身份做掩飾，暗示自己深得格列高利的信任，濫用這位主教所贊成的主張到處招搖撞騙。他與埃及的一些主教建立秘密聯繫，用私下的聖職任命來排擠他的保護人，榮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寶座。這種羞辱的下場有時會使卡帕多細亞的傳教士(格列高利)，懊惱自己卑微而孤獨的處境。但是他辛勤的工作還是獲得了回報，他的聲譽日增而且信徒日眾。他欣然發現，大部分過去從他的講道中退出的觀眾，如今對他濟世救人的辯才大為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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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倒是不滿篡奪者的教會在信仰方面的諸多缺失。


 四、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和阿里烏斯派的沒落(380—381 A.D.)

狄奧多西接受洗禮和頒布詔書，使得君士坦丁堡的正統基督徒感到信心滿滿意氣風發。他們對於仁慈君王的應許，懷著焦急的心情等待豐碩的成果。他們的願望很快達成，皇帝在結束戰事之後，立即率領軍隊大張旗鼓班師回朝。他在返回國門的次日便召見達摩菲盧斯(公元380年11月26日)，對阿里烏斯派的高級教士提出指示，讓他們抉擇，是贊同尼西亞信條，還是要立即放棄一切，將所有的財產都交給正統教派的信徒，其中包括主教府邸、聖索菲亞主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所有教堂的產權和使用的權利。達摩菲盧斯有執著的宗教信念，這對於正統教會的聖徒來說真是天大的喜事。他毫不躊躇地選擇了自己應走的道路，寧願過貧窮和放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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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解職以後，皇帝的都城接著舉行滌罪儀式。阿里烏斯派信徒發出不滿的抱怨聲，在表面的公正下，一個微不足道的教派佔據了上百座教堂，他們的人數甚至根本無法坐滿教堂的椅子。與此同時，絕大部分民眾還不是正統教會的信徒，這些異端教派被強制驅離每一處宗教禮拜的地點。

狄奧多西硬下心腸對異端分子的悲慘遭遇不為所動，就像天使一樣保護著正統教會，眼中所見只有虔誠的信仰。他很審慎地派遣部隊助陣，帶著更能發揮效果的世俗武器，派出一大群皇家衛隊士兵佔領聖索菲亞教堂。皇帝指揮格列高利用凱旋班師的莊嚴行列，通過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帶著恭敬的態度親手將他安置在總主教的寶座上。格列高利如果易受驕傲的情緒感染的話，那他就一定會感到功成名就而且心滿意足。但是聖徒(他無法克制人類德行中的瑕疵)看到當前的狀況卻深感羞辱，發覺自己現在彷彿身處羊欄之中，不像牧羊人反倒更像一匹惡狼。為了維護他的安全，四周環圍著耀目的刀戈，自己已經成為敵方詛咒的目標，面對人數眾多的教派，他怎麼敢生藐視之心。他看到無數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擁擠在主要的街道，連門窗裡和屋頂上都是人潮，耳裡聽到的是混合著狂怒、悲傷、驚訝和絕望的吵鬧喧囂。格列高利坦承，在他就任聖職的值得紀念的那一天，東部的都城像是剛遭受暴風雨侵襲，或是慘遭蠻族征服者蹂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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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6個禮拜，狄奧多西宣佈，阿里烏斯派的主教和教士要是依然保持頑固的態度，拒絕相信或者承認尼西亞會議的教義，那麼他要在他統治範圍之內的所有教堂，把這些人全部驅逐出去。他指派部將沙普爾負責這個特別的任務，授予他相當大的權力，同時制定相關的法律，以軍事力量為後盾，
[28]

 指導教會進行改革，賦予其自行處理事務的權責，以積極推動各項工作。東部的行省在沒有發生動亂和流血的狀況下，建立起了皇帝所信仰的宗教。阿里烏斯派信徒的作品要是被容許流傳下去，
[29]

 裡面就會包括宗教迫害的悲慘故事，說是在邪惡的狄奧多西統治下，教會遭到懲處，神聖的悔改者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們希望借這種方式從公正的讀者那裡獲得憐憫和同情。然而我們可以相信的是，阿里烏斯派信徒沒有反抗，從某些角度來看，這規避了狂熱和報復所產生的暴力行為。相較之下，阿里烏斯派沒有表現出正統教會在君士坦提烏斯和瓦倫斯統治時期的那種堅定立場和固執態度。

相互敵對的教派所奉行的倫理特質和觀念，都為同樣的自然律和宗教觀所制約，但是兩者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之處，那就是兩者在神學上的信仰程度存在差異。兩個教派無論是在學校還是教堂，同樣承認和崇敬耶穌至高無上的神性，就如同我們易於把感情和意念歸於神明一樣。這時，對於聖子極為崇高的完美，有一派人出於尊敬要盡量誇大炫耀，另一派人則出於謹慎要限制它並有所保留。阿塔納修斯的門徒大喜欲狂，傲慢之心油然而生，認為自己是天之驕子；阿里烏斯派的信徒為私下的焦慮受盡折磨，自認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因為他們吝於將讚美和尊榮歸於世界的審判者。阿里烏斯派的觀點是出於冷靜而投機的心態，但是尼西亞信經的教義只有受到有力的推行，虔誠的獻身精神所建立的勳業，才會在信仰的時代獲得萬眾歸心的勝利。

皇帝懷抱希望，想要從正統教會的教士集會中找到真理和智慧，於是在君士坦丁堡召開宗教會議(公元381年5月)。150名主教參加，會議順利進行，沒有任何困難和延遲，完善了在尼西亞會議中建立的神學體系。「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體的第二神格，然後在自然的類推下，擴展並轉移到第三神格。各教派的主教與教徒因對此有不同見解，所以才在4世紀引發了極為狂暴的爭論。
[30]

 打倒阿里烏斯教義獲得勝利的對手，對於一些受尊敬的神學家提出的非常曖昧而模稜兩可的說辭，覺得應該加以解釋，以堅定正統教派信徒的信心，譴責失去民心和矛盾百出的馬其頓教派。他們也曾經有過擔心，如果容許聖子與聖父同質的說法成立，就好像認同有三個神存在。但最後他們還是發佈了全體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認聖靈有相等的神性，從此神秘的教義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會接受。與會人員在感激和尊敬之餘，一致同意讓狄奧多西擔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會中的位階列為第二等。
[31]

 他們對宗教真理的認識，通過傳統來保存，通過神啟來傳達，但無言的歷史不容許君士坦丁堡的神父運用個人權勢發揮這麼大的作用。

在這樣一個時代，神職人員從純潔的使徒模式中可恥地走向墮落，越是毫無價值和腐化敗壞的事物，越在主教集會中引起關注和帶來騷擾。許多對立的利益和習性引發的衝突和動亂，激發出神職人員難以控制的情緒，支配他們行為的主要情緒是對金錢的貪婪和對信仰的爭論。這批高階教士現在大多推崇狄奧多西聖明的正統信仰，他們審慎適應教條，觀點一再變換，在教會和國家不斷的改革聲中，用君主的宗教來律定自己應該逢迎的信仰。皇帝只要暫時停止施加他的影響力，驕傲、憎恨和厭惡這些荒謬而自私的動機，就會出現在被盲目推動而顯得亂哄哄的宗教會議中。在君士坦丁堡會議召開期間，米利提烏斯因病去世，這是結束安條克分裂的最好時機，可以使得他的老對手保利努斯能在主教職位上平穩度過任期，而且保利努斯的志行高潔，信仰虔誠，無懈可擊。但是由於他的理念一直受到西部教會的支持，宗教會議的主教決心要讓因不和而造成的傷害延續下去，就迅速任命了一個犯了偽誓罪的候選人。
[32]

 這樣做並沒有損及東部自以為是的尊榮，聖子的死亡和復活就是最好的例證。對於西部的教會則不然，像這種偏頗不公而又雜亂無章的會議程序，逼得參加集會態度嚴肅的成員，不是提出異議就是退出會場。擾攘不休的多數派仍舊是佔有戰場的主人，就好像拿黃蜂或鵲，與一群鶴鳥或鵝來相比，只不過是吵鬧的場面縮小而已。

對於正統教派的猜疑之心油然滋長，那些頑強的異端分子和帶有惡意的無信仰人士，用懷有偏見的手繪出宗教會議不堪入目的圖畫。誠摯的歷史學家憑著他的名氣，將有益世道人心的訓諭傳給後代子孫，不讓迷信和偏頗發揮效用，使得抱怨寂靜無聲。他是那個時代信仰最虔誠、口才最犀利的主教之一，是教會的聖徒和博士，是懲治阿里烏斯派異端的皮鞭和支撐正統信仰的樑柱。他也是君士坦丁堡會議的首要成員，在米利提烏斯死後執行主席的職責，這位偉大人物就是格列高利·納齊安贊。他受到了粗暴和苛刻的對待，
[33]

 事實證明他不僅毫不退縮，反而提起了全副精神振奮士氣，使會議能夠發揮最大功能。為了確定聖職的權利要求，大家毫無異議一致通過，君士坦丁堡主教必須來自人民的推選和皇帝的批准。

格列高利很快自食苦果，成為惡意和嫉妒的受害者。東部的主教一直盡心追隨著他，現在看到他處理安條克的問題太過溫和，在惱怒之下不再支持，把他丟給反對派的埃及人。這些人對他當選的合法性始終爭吵不休，堅持已作廢的教規，那就是禁止任意調動主教的職務。格列高利為人謙遜，但骨子裡卻極為自負，不願讓人以為他是出於野心和貪婪才與反對者發生爭執，於是帶著幾分氣憤公開表示放棄對教會的管理。要知道這個教會是他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恢復和建立的。他的辭職(381 A.D.)為宗教會議和皇帝所接受，好像是理所當然之事，這倒是出乎他意料。就在他希望能享受勝利果實時，主教寶座落到元老院議員涅克塔裡烏斯手中。這位新任大主教具有平易近人的性情和德高望重的品格，在很偶然的狀況下受到推薦，為了使他趕快先辦理受洗的儀式，只有延後舉行就任聖職的典禮。格列高利有感於君王和高級教士的忘恩負義，再次退隱到卡帕多細亞不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詩和祈禱度過生命中最後的8年時光。他的名字被加以聖徒的頭銜，他具有慈善的心胸
[34]

 和高雅的才智，反映出格列高利名聲和事跡的燦爛光輝。


 五、狄奧多西頒布詔書迫害異端教派(380—394 A.D.)

狄奧多西不僅取締了阿里烏斯派的野蠻統治，而且他認為應該盡情報復在君士坦提烏斯和瓦倫斯的宗教狂熱下，羅馬正統基督徒所受到的傷害。正教皇帝認為異端教派都是叛徒，反對上天和世間的最高權威，所以要運用權力對罪犯的肉體和靈魂進行特別審判。君士坦丁堡會議的教條明確律定信仰的真正標準，那些掌管狄奧多西良知的神職人員，提出了最有效的迫害方法。在長達15年(380—394 A.D.)的時間裡，他至少頒布了15次嚴苛的詔書以對付異端教派。特別是那些拒絕接受三位一體教義的基督徒，為剝奪他們的希望，他嚴格制定了針對他們的各種法律和詔書。若有人宣稱某些條款會對異端教派有利，那麼法官要將這些條款視為欺騙和偽造的不合法文件，不加以引用。他要用刑事成文法來懲治異端教派的執事人員、宗教集會和信徒本人，呼籲立法者要用痛心疾首的態度抨擊異端邪說。

其一，異端教派的宣教師僭用主教和長老神聖的職稱，無法獲得正統教會教士同等的待遇；不僅要取消所有特權和薪俸，如果膽敢宣講受譴責教派的教義，實施褻瀆神聖的儀式，就犯下了重罪，要受到放逐和籍沒的刑事處分。若有人敢贈予、接受或資助異端教派的聖職任命，應處以10磅黃金(超過400英鎊)的罰金。這樣做的目的是期望異端教會的本堂神父全部滅絕後，剩下的那些無依無靠的信徒，受到無知和渴求的驅使能回歸到正統教會的領域。

其二，嚴格禁止不合法的宗教聚會，很周詳地包括各種可能的環境，因為異端教徒可能假借名義，用他們的方式敬拜上帝和基督。他們的宗教集會無論是公開或私下、白天或夜晚、城市或鄉村，都被狄奧多西的詔書明令禁止。建築物或場地只要被用於不合法的目的，就喪失在帝國領域內的財產所有權。

其三，一般認為異端教派錯誤的行為源於他們頑固的性格，所以這種性格應該是指責和處罰的目標。破門罪
[35]

 要用民事的手段配合以加強驅逐效果，異端被戴上表示可恥身份的特別標誌，將他們與市民同胞隔離。高階官員出面說明，侮辱誤入歧途的民眾不僅是正當行為，且確有必要。異端教派的信徒逐漸喪失從事高尚或賺錢職業的資格。

狄奧多西對自己的公正行為感到滿意，他在詔書中說得很清楚，如果優諾米烏斯派把聖子的神性與聖父加以區別，那麼他們就不能立下遺囑，也不能從遺產的贈予中獲得好處。摩尼教派的異端分子罪不可赦，犯者唯一的救贖方式是死刑。奧迪安派或稱十四日派
[36]

 信徒同樣遭到重懲，他們犯下窮凶極惡的重罪，竟敢在不正確的日子舉行復活節的慶典。每一個羅馬人都有權提出公開控訴，狄奧多西在位時首次設置宗教檢查官，這個名字真是讓人無比痛恨。然而我們可以確信，他所頒布的刑責詔書很少被強制執行。信仰虔誠的皇帝顯然要用矯正和恐嚇的手段來對付倔強的臣民，至於懲罰多半是說說而已。

狄奧多西制定宗教迫害原則，他的公正和虔誠被聖徒讚許，但真正照本宣科被拿來執行，則是用來對付他的敵手和僭主馬克西穆斯。在基督徒君主當中，首次有人用宗教觀點來處死基督徒臣民。普裡西利安派
[37]

 是新出現的異端邪說(385 A.D.)，他們擾亂了西班牙行省的安寧，本案經過上訴的程序，從布爾多的宗教會議送到特裡夫的皇家宗教法庭審理。禁衛軍統領宣判，有七位人員受到苦刑、定罪和處決：頭一個是普裡西利安本人，他是西班牙的阿維拉主教，
[38]

 有良好的家世，而且極為富有，流利的口才和淵博的學識更是為他增色不少；兩位長老和兩位輔祭要陪伴敬愛的主教一起赴死，自認會成為光榮的殉教者；還要加上拉特洛尼安這位詩人，他的名聲直追古人；最後是布爾多的貴夫人優克洛西婭，她是演說家德爾斐狄斯的遺孀。有兩位主教贊同普裡西利安的觀點，被判處距離遙遠處境淒慘的放逐。
[39]

 還有一些卑劣的罪犯，裝出急於悔改將功贖罪的樣子以求獲得赦免。要是犯人的有些自白可以相信，那也是完全出於畏懼和逼供，他們提供的含糊不清的報告為審判者所輕信，以致審判者認為異端教派的普裡西利安分子犯下了各種人神共憤的惡行，像是施展魔法、不信上帝和猥褻好色。
[40]

 普裡西利安在屬靈姐妹的伴同下漫遊世界，被控在宗教集會中一絲不掛地祈禱。有些極為武斷的流言使大家相信，他用可憎而有罪的卑劣手段，與優克洛西婭的女兒發生不正常的關係，所獲得的財產已受到查抄。

但是經過深入而公正的調查以後發現，普裡西利安的信徒的確違犯了自然的法則，但那是他們的生活要求嚴格禁慾，而不是被指控的荒淫亂性。他們對正常的房事採取拒絕的態度並加以指責，極為不智的做法是要求夫妻分離，這經常引起家庭不和。在他們的禁止或是勸告之下，信徒完全不能食用肉類，而且需要不斷地祈禱、禁食和守夜，諄諄教誨要求信徒遵守嚴格而完美的宗教奉獻生活。這個教派發人深省的教義、有關基督的人性和神格，以及人類靈魂的性質，來自諾斯替派和摩尼教的體系。這種徒有虛名的哲學從埃及傳到西班牙，並不適合西部粗鄙的習性。普裡西利安那些出身並不體面的門徒，開始只有忍受，後來人數逐漸減少直至消失不見。他的教義雖然為教士和人民所拒絕，但是他被處死這件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引起激烈的爭論。對他罪行的判處公正與否，有些人加以指責，有些人大聲讚許。

我們很樂意看到那些最著名的聖徒和主教的人性矛盾，米蘭的安布羅斯和圖爾的馬丁，
[41]

 認為這種情況要運用宗教的寬容原則。他們同情這些在特裡夫遭到處決的不幸的人，拒絕與那些謀殺主教的人士保持同教的團契之情。馬丁過於激動，以致背離一般的處理方式，他的動機值得讚美，他的懺悔更可以作為我們的表率。圖爾和米蘭的主教毫不猶豫地公開宣稱，異端教派的作為是永恆的罪孽，但是仍為他們在世俗的死亡中鮮血淋漓的情景感到震驚。人類誠摯的本性要抗拒神學的偏見，批判對普裡西利安和他的追隨者可恥而違法的審判程序，肯定安布羅斯和馬丁的人道精神。政府和教會的負責官員逾越各自的職權界限，世俗的法官在有關信仰和主教管轄權這方面，竟能接受上訴以及宣佈最後的判決。在罪惡的宗教迫害中，主教擔任控告人是可恥的行為，殘酷的伊薩西烏斯
[42]

 坐看異端分子身受荼毒而無動於衷，同時還唆使法官判處死刑，這一行為激起了廣大群眾的義憤和不滿。這個行為不端的主教的惡行被視作下面這一觀點的證據，即宗教狂熱是由與利益相關的污穢動機刺激而產生的。處死普裡西利安以後，粗糙的宗教迫害方式，發展為精純熟練而且條理分明的神聖職責，指派教會和世俗的權力分掌不同的業務。虔誠的受害者按照程序由教士解送給官吏，再由官吏交給劊子手。教會用憐憫和關懷的溫和語氣宣佈冷酷無情的判決以及犯人靈魂和信仰上的罪行。


 六、米蘭大主教安布羅斯的德性善行和處事風格(374—397 A.D.)

基督教的知名人士為狄奧多西的統治增添光彩。格列高利·納齊安贊是才幹出眾、能言善道的傳道者；圖爾的馬丁以其非凡的天賦，更增添了他作為修道士的美德。
[43]

 但是神職人員中精力最充沛、才智最高的冠冕，仍非堅忍不拔的安布羅斯莫屬。
[44]

 他出身羅馬貴族家庭，父親曾擔任高盧禁衛軍統領要職；他經過一段自由教育的學習時光後，通過幾次正常的晉陞，獲得利古裡亞省長的職位，這個行省包括宮廷所在地米蘭在內。他在34歲正式受洗以前，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從省長改任大主教，正如一般人所知的那樣，這其中絲毫不摻任何手腕和陰謀。全體人民異口同聲認為這一宗教頭銜他實至名歸；他們這種統一的恆久不變的擁護態度，人們認為是出於某種超自然力量的影響。雖然說從他過去生活中的習慣和職務來看，這位文職官員毫無準備，但還是勉強自己接受了宗教職位。他積極進取的才能，很快使他能夠以充滿熱情和審慎的態度，負起教會的統轄權。他一方面欣然拋棄世俗種種華而不實的高貴排場，另一方面為了教會的利益，指引皇帝不要偏離自己的良心，進而掌控帝國的行政事務。

格拉提安像對待父親那樣敬愛他，那篇論三位一體信仰的長文便是專為教導這位年輕的君王而作。等到皇帝悲慘死去，當皇后賈斯蒂娜為自身和兒子瓦倫提尼安的安全而驚慌失措、膽戰心驚時，安布羅斯以米蘭大主教的身份，兼任兩個不同的大使職位，被派往特裡夫。他以同樣的堅定態度和巧妙手段，行使他的宗教和政治權力，盡可能運用自己的威望和才氣，制止馬克西穆斯的野心，保障意大利的和平。
[45]

 安布羅斯把畢生精力都貢獻給教會事業，他藐視財富，放棄自己世襲的家產，為了贖回俘虜，毫不猶豫賣掉敬神用的金銀器具。米蘭的教士和人民都熱愛他們的大主教，就是軟弱的君主也對他極為尊敬，他真可以說是受之無愧。他從未向瓦倫提尼安二世祈求給予恩惠，也從來不怕觸怒皇帝。

這位年輕皇帝以及意大利的政權，自然都落到了他母親賈斯蒂娜手裡。她是一個美麗而精明的女性，雖然身處正教人士之中，可惜卻信奉阿里烏斯派的邪說，還極力想把她的信仰灌輸給孝順的兒子。賈斯蒂娜認為，羅馬皇帝有權在統治地區向公眾推行自己所信的宗教，因而她做出了一個溫和而合理的讓步，向大主教提出要求，不論在米蘭城內和郊區，放棄只容許單一教會存在的做法。但是安布羅斯的行事準則和這種要求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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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世上的宮殿全歸愷撒所有，然而教堂卻是上帝的聖所。而且在他的教區範圍之內，他本人作為使徒的合法繼承人，是上帝的唯一侍者。基督教所具有的一切權利，無論是世俗或宗教方面，只屬於真正的信徒所有。安布羅斯認為自己的神學觀點，代表著正統教會的真理標準，立場非常堅定，身為大主教絕不會與撒旦的爪牙舉行會議和談判，同時相當執著地宣稱，他寧可殉教死去，也不願與褻瀆神明的罪惡行為妥協。

賈斯蒂娜把他的拒絕看成是無禮和犯上，感到極為不滿，便匆忙決定要行使兒子的君王權力。她希望在復活節即將來臨之際，公開對民眾展現信仰的熱忱，下令安布羅斯要在宗教會議上接受審訊。大主教按照一個臣民應遵守的本分，非常順服地接受召喚，但卻有無數的群眾未經同意跟著一起到來，情緒激昂，推擠著皇宮大門。瓦倫提尼安手下的大臣一時手足無措，不禁驚恐萬分，在這種狀況下不敢對米蘭大主教判處流放，反而要低聲下氣求他挺身而出，用威望來保護皇帝的安全，恢復都城的平靜。安布羅斯把得到的承諾，轉達給在場的民眾，但卻很快為不講信用的宮廷所推翻。每年這段時間原本是虔誠基督徒用於宗教活動的最莊嚴的日子，現在全部陷於狂熱和騷亂的強烈震撼之中，前後足足有8天之久(公元385年4月3日至4月10日)。皇家的官員奉命立即將皇帝和他的母親接到波提安，後來又遷移到巴西裡卡。皇帝的御駕按照禮儀要加上金飾的頂蓋，四周掛上華麗的帷幔，但是官員馬上發現，必須派出強大的衛隊嚴密戒備，才能使皇室免於群眾的侮辱行動。阿里烏斯教派的基督徒要是敢在街上行走，就會隨時面臨極大的生命危險。這時安布羅斯不計前嫌，把仇敵從憤怒的群眾手中救出來，並深以自己具有這種能力和威望而備感欣慰。

安布羅斯雖盡力阻止人們的宗教狂熱，以免造成嚴重後果，但他那沉痛而令人激動的布道演說，卻在不斷煽起米蘭人民的義憤和叛亂情緒。人民說賈斯蒂娜的個性就像是夏娃、約伯的妻子、耶洗別、希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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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敬的言辭全被胡亂加在皇帝母親的頭上。她企圖為阿里烏斯派建立一所教堂的願望，也被人拿來與在異教統治時期，基督教所遭受最殘酷的迫害相比。宮廷採取的應對措施，更向人顯示出動亂的規模實在非常巨大。商會和製造商的法人團體，被處以200磅黃金的罰款。用皇帝的名義向司法機關和工作人員發佈命令，要他們在社會騷動結束前不得離家外出。瓦倫提尼安的大臣非常愚昧地公開宣告，米蘭絕大多數體面的市民，全部支持大主教的作為。這時安布羅斯又受到政府的請求，應遵照君主的意願，使國家恢復和平。儘管他用最恭敬的言辭回復，弦外之音竟也被解釋為嚴重的內戰宣言：

雖然他的生命和榮辱完全操在皇帝之手，但他不會背叛耶穌的教會，損害他神聖的尊嚴。為了這項事業他已準備承受魔鬼所能加之於他的一切災難，唯一的願望就是能死在虔誠民眾的面前，長眠在聖壇底下。他並沒有挑起人們的憤怒，只有上帝的力量能使它平息。他絕不願看到發生流血和混戰的場面，只能很虔誠地祈禱，希望自己在活著時，不要看見繁榮的城市變成廢墟，整個意大利殘破成一片荒野。

執迷不悟的賈斯蒂娜對抗教會和米蘭的人民，要是有一支唯命是從的皇家軍隊可以運用，必然會使其子統治的帝國受到極大的危害。原本有一大隊哥特人的兵馬開過來，想要佔領巴西裡卡。從阿里烏斯派的行事原則和外國傭兵的蠻族習性而言，讓他們去執行殘暴的命令，他們一定會遵照辦理，這是意料中事。大主教與派來的人馬在神聖的教堂門口相遇，他用雷鳴般的聲音，大聲宣佈要將他們逐出教會，同時用父執和主子的口吻質問，他們雖被請來保護共和國，難道就是為了侵犯上帝的聖所嗎？蠻族的遲疑不決，使他爭取到幾個小時，能夠做進一步的談判。皇太后終於接受身邊明智謀士的建議，同意正統基督教會擁有米蘭所有教堂，她本人也暫時中止了報復的念頭，等候適合的時機。瓦倫提尼安的母后永遠不會原諒安布羅斯的勝利，年輕的皇帝在衝動之下也不禁大聲說，就是身旁信得過的奴僕，也會隨時把他出賣給那位專橫的教士。

帝國的法令規章，甚至有些附有瓦倫提尼安簽署的敕令，仍然譴責阿里烏斯派的異端邪說，似乎原諒了正統教會的抗拒行動。在賈斯蒂娜的操控之下，對隸屬米蘭宮廷的行省頒布信仰寬容的詔書，讓承認裡米尼信條的教徒，獲得全部的宗教自由。同時皇帝宣佈，凡是違反這條有益社會大眾的神聖法令，就會被視為破壞公共和平的敵人，要處以極刑，絕不寬恕。米蘭大主教的性格和言論始終被敵人緊緊盯住，希望他的行為會犯下錯誤，尤其有的法令曖昧不清而且帶有暴力的血腥性質，更是容易觸犯。阿里烏斯派趁機對他進行打擊，他的行為很快給了阿里烏斯派一個合法的理由，或者是一個借口，他違反了制定的那條奇怪的暴力血腥的律法。他被判處流放，根據公佈的判決書，安布羅斯可以自己選擇流放的地點和陪同人員的數目，但必須立即離開米蘭。然而對安布羅斯來說，宣講並實踐絕對忠誠原則的聖徒權威，與教會所面臨的迫在眼前的危險相比，那真是算不了什麼。於是他勇敢站出來拒絕服從法庭的命令，這得到虔誠民眾一致的支持。大家輪班保護大主教，嚴密把守著大教堂和聖殿的大門。帝國軍隊實施封鎖，卻不願冒險攻打堅不可摧的堡壘。大批貧苦的民眾受過安布羅斯的慷慨施捨，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表達宗教熱忱和感恩情懷。大主教考慮到長時期單調的守夜活動，會慢慢使人失去耐心，很明智地建立了一個產生很大作用的制度，就是在米蘭大教堂定時大聲朗讀聖詩。

他在這場全力以赴的艱苦鬥爭期間，有次在睡夢中得到啟示，告訴他在某處地方挖掘，便能找到熱爾瓦修斯和普羅塔休斯兩位聖徒的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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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他果然在教堂裡鋪著磚石的地面下，挖出兩具完整無缺的骨骼，頭顱與身體分離，上面有流血的痕跡。他舉行嚴肅的儀式將這兩具聖骸展示出來，供群眾瞻仰膜拜。安布羅斯利用這次的時機，安排有利於推行計劃的相關細節。殉教者的骨骼和寶血，甚至他們的衣物，都被大眾認為具有醫療效用，不論把遺物拿到多遠的地方，這種神奇的功效仍然存在，不受絲毫影響。有一個盲人很奇妙地被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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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個被魔鬼附身的人，雖然他們不願詳述這段經過，但都可證實安布羅斯虔誠的信念，神聖的遺物也絕非虛假。至於這些神跡的真實性，安布羅斯本人和秘書保利努斯、大批皈依的教徒，以及當時在米蘭教授修辭學的知名人物奧古斯丁，都曾經加以證實。賈斯蒂娜和阿里烏斯派的宮廷對此抱持不相信的態度，有理性的現代人一定會深表贊同。他們在當時譏笑這些鬧劇性的表演，完全是大主教的陰謀詭計，自己終將身受其害。然而，這種做法對一般人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傳播非常迅速而且勢不可當。軟弱的意大利君王這時才瞭解，自己無法與上帝所寵愛的人物相抗衡。在當時的環境下，連世俗的力量也都出面支持安布羅斯。狄奧多西的建議絲毫沒有私心，真正表現出宗教的虔誠和堅定的友誼；但是高盧的暴君，用宗教狂熱的面具，掩蓋住野心勃勃帶有敵意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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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馬克西穆斯征服意大利和最後的敗亡(387—388 A.D.)

馬克西穆斯要是對據有這三個幅員遼闊的地區感到滿足，那他的統治就可以和平而繁榮，須知他的領地構成了現代歐洲最強大的三個王國。但是篡奪者有雄心壯志，認為他憑借自己的實力，完全可以建立更偉大的事業，結果他初期的勝利反而促使他迅速覆滅，卑鄙的野心當不起熱愛榮譽和崇尚武功的讚譽。他在飽受壓迫的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行省勒索財物，用來徵募和維持所向無敵的蠻族大軍，軍隊成員主要是來自日耳曼人最凶狠的部族。他把征服意大利作為目標，暗中懷著私心想要毀滅無辜的年輕君主，何況瓦倫提尼安二世的統治，受到臣民裡面正統教徒的憎恨和抵制。馬克西穆斯的意圖是要在毫無抵抗的狀況下，一舉佔領阿爾卑斯山的關隘，於是他帶著奸詐而狡猾的笑容，接見瓦倫提尼安二世的使臣、敘利亞人多尼努斯，逼對方接受自己別有用心的援助，派遣相當數量的軍隊參加潘諾尼亞的戰事。安布羅斯有敏銳的洞察力，發覺敵人友誼的幌子下掩藏的陰謀詭計，但是多尼努斯卻受到欺騙，再不然就是為特裡夫宮廷慷慨的利益輸送所收買。

米蘭的國務會議非常固執，不認為這種支援會帶來危險，盲目的信任是來自畏懼，並非來自勇氣。支援的協防軍由使臣親自引導行軍，沒有絲毫懷疑就允許他們進入阿爾卑斯山的城堡，詭譎的僭主派銜枚疾進的步卒在後跟進，用盡辦法截斷信息，不讓他的行軍為人所知。但是甲冑的閃爍和大隊騎兵激起的灰塵，顯示出帶有敵意的外鄉人正在接近米蘭的城門。現在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賈斯蒂娜和她的兒子只能將這種狀況，歸咎於自己不夠謹慎和馬克西穆斯存心欺騙，但是已沒有時間、兵力和方法來抵抗高盧人和日耳曼人。無論是在戰場還是在這座人心浮散的大城之內，逃走是唯一的出路，阿奎萊亞是僅有的避難地點。馬克西穆斯的狼子野心已經路人皆知，格拉提安的兄弟也會落得與他一樣血濺五步的下場。僭主的隊伍以凱旋的姿態進入米蘭(公元387年8月)。

明智的總主教拒絕與篡奪者發生罪惡而危險的聯繫，於是他在講道時諄諄教導，令馬克西穆斯明白君王的職責不是玉石俱焚，而是要知進退，這等於間接幫助他的門生獲得一絲光復故土的希望。時運不佳的賈斯蒂娜安全抵達阿奎萊亞，但她並不相信城市守備的實力，害怕發生圍城事件，決定懇求狄奧多西大帝保護，何況他的權勢和事功一直為西部的國家所同聲讚頌。他們暗中準備了船隻運送皇室人員，倉促之間在威尼提亞，或稱為伊斯特裡亞的一個不知名港口上船，橫越整個亞得裡亞海和愛奧尼亞海，繞過伯羅奔尼撒最南端的岬角，經過漫長而順利的航行，停靠在帖撒洛尼卡的港口。這樣一來，瓦倫提尼安二世所有的臣民只有背棄遜位的君王，解除對皇帝效忠的責任。要不是意大利邊境一個名叫艾摩納的小城仍在繼續抵抗，馬克西穆斯就會獲得一場有欠光彩但卻勢如破竹的勝利，能夠兵不血刃單獨據有西部帝國。

狄奧多西並沒有邀請皇家的貴賓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而是基於很多不可知的理由讓他們停留在帖撒洛尼卡，但這並不表示他輕視或漠不關心，因為他本人親自前來接待，整個宮廷和元老院幾乎全部隨駕跟從，用親切的態度表達友情和哀悼之意。信仰虔誠的東部皇帝很溫和地勸告賈斯蒂娜，異端的罪行必須加以懲罰，不能任其留在人世毫不理會。並且狄奧多西公開提出信仰尼西亞信經是收復西部最有效的起步，這是同時有利於人間和天國的行為，也有助於瓦倫提尼安二世的中興大業。狄奧多西就有關和戰大計最為重要的問題，咨詢國務會議的看法，討論的主題表面上看是要弘揚榮譽和正義，因為自從格拉提安逝世後，狄奧多西就一直在這個題目上大做文章。狄奧多西對於瓦倫提尼安家族的提攜一直感恩在心，現在看到皇室受到追殺，馬克西穆斯迫害的行動更為加劇，同時雙方也沒有誓詞或條約可以用來約束馬克西穆斯好大喜功的野心。要是再不採取果敢而堅定的措施，目前的和平不僅無法維持，這還會給東部帝國帶來入侵的危險。何況蠻族在越過多瑙河後，雖然自詡為帝國的臣民和士兵，但是天生的凶暴習氣未馴，要是現在有戰事發生，正好可以讓他們的技能有用武之地，藉著戰爭減少人口的壓力，把行省從無法忍受的迫害中解救出來。雖然這些理由很充分，也得到國務會議多數大臣的同意，但狄奧多西仍舊對是否要拔劍挺身而斗遲疑不決，因為這樣一來，事態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同時他認為自己的兒子還年幼，如果輕易樹敵，必然會影響到兒子未來的安全統治，也不可耗盡人民的財力，這兩點讓他感到憂慮。此外，以他豁達的個性，就算暫時吞聲忍氣也不算什麼。

在狄奧多西極度焦慮不安的時刻，有一個人決定了羅馬世界的命運，那就是美艷動人的蓋拉公主，她發揮了女性的誘惑力為她的兄弟瓦倫提尼安二世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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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的眼淚軟化了狄奧多西堅持和平的態度，年輕而純潔的君主決定以對馬克西穆斯的戰爭換取他的愛情。賈斯蒂娜運用手腕來操縱男性衝動的激情，等到皇家的婚禮正式舉行，內戰已經是箭在弦上無法避免了。有些不通人情世故的學者，認為任何因愛情而產生的弱點，都是偉大的正統基督徒皇帝無法洗刷的瑕疵。因此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對歷史學家佐西穆斯所提出的可疑證據，一直爭論不休。就我的立場來說，我非常希望能在世界的大變革中，發現或是找到一絲有關家庭生活溫馨而慈愛的情懷；我也十分佩服在這群態度凶狠而且野心勃勃的征服者中，有這樣一個和藹可親的英雄，能夠真心從所愛者手中接納這份情意。

狄奧多西與波斯國王都能信守條約，確保了雙方的聯盟關係不會破裂；同時積極進取而且慷慨大方的君主，說服了黷武好戰的蠻族加入他的陣營，最不濟也要得到不侵犯帝國邊疆的承諾。狄奧多西的領土從幼發拉底河延伸到亞得裡亞海，在陸地和海洋響起全面備戰的聲音。東部的軍隊很巧妙地部署兵力，使他們看起來好像兵員數量倍增；同時發揮出了分散馬克西穆斯注意力的作用，使他一直都懷著這樣的擔心，生怕會有一支經過精選的部隊，在膽識過人的阿波加斯特斯指揮下，直接沿著多瑙河的兩岸進軍，大膽地穿過雷提亞行省，直插高盧心臟地區。在希臘和伊庇魯斯的港口，停駐著一支實力強大的艦隊，帶有明顯的要在意大利登陸的企圖。而等到海戰勝利，打開航路後，瓦倫提尼安二世與他的母后毫不耽擱，立刻向著羅馬前進，一舉佔領帝國和宗教最重要的位置。就在同時，狄奧多西親自率領勇敢無敵且紀律嚴明的大軍，迅速前進迎戰不堪一擊的敵手。馬克西穆斯在圍攻伊摩納後，就在錫斯西亞附近紮營，這是潘諾尼亞的一座城市，寬闊而急湍的薩沃河形成難以飛渡的天塹。

久經戰陣的老兵仍然記得，僭主馬格嫩提烏斯在充足的資源供應下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抵抗，使得他們費盡千辛萬苦經歷了三場血戰才拿下。但是，跟他一樣篡奪西部皇位的後輩，發動的戰爭卻持續了不到兩個月就宣告結束(公元388年6月至8月)，影響的範圍不過200英里。東部皇帝是卓越的軍事天才，對比之下馬克西穆斯就顯得懦弱無能，他在最緊要的時刻，表現出毫無軍事素養的舉措，欠缺振奮士氣的大無畏精神。狄奧多西擁有數量龐大而且行動積極的騎兵部隊，使他的才華如虎添翼，佔有更大的優勢。匈奴人和阿蘭人以及傚法他們的哥特人，組成很多弓箭手分遣隊，他們在馬背上作戰，利用韃靼人的機動性來打擊敵人，靠此擊敗一成不變只憑匹夫之勇的高盧人和日耳曼人。這些騎兵部隊在炎熱的夏季，經過辛勞的長途行軍，驅策口吐白沫的戰馬投身於薩沃河中，就在敵軍眼前游過寬廣的水面，然後立即發起衝鋒，擊敗據守對岸高地的敵軍。僭主的弟弟馬塞利努斯率領精挑細選的支隊前來支援，認為會給軍隊增加實力、帶來希望。作戰行動因黑夜降臨而被迫中斷，到第二天早晨重新開始，經過一番激烈的戰鬥後，馬克西穆斯最勇敢的部隊的殘存人員，也在征服者面前放下武器投降。狄奧多西一點都不耽擱，馬上行軍，在伊摩納接受市民的歡呼，繼續向前追擊心驚膽寒拚命逃走的敵人，要通過殺死或俘虜他的對手來結束戰爭。

馬克西穆斯用難以置信的速度，從尤里安·阿爾卑斯山的絕頂來到意大利的平原，第一天的傍晚就抵達了阿奎萊亞。接著他發現城池的四周已被包圍，只剩下一點時間關閉城門，但是城牆不可能長期阻擋得勝的敵軍。士兵和市民不僅絕望而且心懷恨意，加上雙方沒有感情基礎，很快就使可憐的馬克西穆斯垮台。他從寶座上被人拖下來，被很粗暴地剝去皇家飾物、長袍和冠冕，最後被帶到離阿奎萊亞約3英里的營地，像犯人一樣被押到狄奧多西面前。皇帝的言行舉止無意侮辱西方的僭主，表露出憐憫和寬容的神色，他們並沒有私人仇恨，何況現在他已不足為患。對眼前的不幸很容易激起內心的同情，當勝利的皇帝看到一個高傲的競爭對手趴伏在腳前，他難免產生兔死狐悲之情。但是這種下意識的慈悲心懷，因為要考慮到對正義的伸張，以及必須對格拉提安的冤死有所交代，所以只在他腦海裡出現了片刻，剎那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皇帝把他交給殺氣騰騰的士兵，被帶出去以後立刻梟首示眾。馬克西穆斯失敗被殺的消息傳出去後，舉國歡騰，同聲慶賀。他的兒子維克托的頭銜是奧古斯都，被勇將阿波加斯特斯下令處死，也有人說是狄奧多西親自動手執刑。狄奧多西的軍事計劃全部順利達成，就此結束內戰，結果比預期的困難少很多，而且傷亡也不大。他冬季幾個月住在米蘭，讓損失慘重的行省休養生息，到早春時就像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烏斯一樣，凱旋進入羅馬帝國古老的都城。


 八、評述狄奧多西的文治武功和敗德惡行

一個演說家可以保持沉默不發表意見以免因說錯話而發生危險，也能毫無顧忌隨心所欲對當代人物大加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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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人認為狄奧多西的為人處世，值得詩人為他寫出歌功頌德的讚美詩。他編纂的法典和軍隊的勝利，使他在文治和武功方面，贏得臣民和敵手的尊重，建立起了相當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他喜愛過家庭生活，將宮殿的環境佈置得非常文雅，這在帝王中倒是少見。狄奧多西氣質純真，個性溫和，樂於享受正常的飲宴和情慾之歡，但絕不會沉溺其中，對異性的燕好與熱情也限於合法的對象。在「帝國至尊」這一值得驕傲的稱號之外，還得到「忠誠的丈夫」和「慈愛的父親」這些美譽。他像對自己的父親那樣敬愛叔父，將他推至極高的地位；也像對待自己的兒女那樣愛護子侄，把熱忱的關懷和照應，遍及眾多姻親和本家中最遠的旁支。他與親密朋友平等交往，選擇的對象都是從不弄虛作假的人士。他自負有過人的才華，將身著紫袍視為當然之事，無須刻意炫耀賣弄。從他之後的行為得知，他已經完全忘懷了登上帝國寶座以前所受的傷害；而對所受的幫助和恩惠，卻能牢記在心。他談話的語氣和聲調，無論是嚴肅還是輕鬆，全視所接見的臣民的年齡、地位和性格而定，非常自然毫不做作，和藹可親的神情反映出真誠純潔的心靈。狄奧多西尊重簡樸的善良和德性，任何人只要具有一技之長，都會得到他的賞識，並用公正的態度給予他們慷慨的酬勞。實話實說，他除了對異端邪說嫉惡如仇、絕不寬恕之外，他的恩澤已經遍及全人類。

龐大帝國的政務是如此繁重，佔去了凡人所有的時間和精力。狄奧多西是位勤政愛民的君王，雖然對贏得博學多才的名聲毫不在意，但卻總要抽出閒暇欣賞人類的大千世界。歷史是他的最愛。有人特別注意到，每當他讀到秦納、馬略和蘇拉的殘酷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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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掩卷歎息，對人道和自由的大敵，表達出難以抑制的憤慨之情。他對歷史上重大事件給予公正的批評，據以作為自己行事的準則。狄奧多西當得起眾口同聲的美譽，他的德操風範似乎與其地位齊頭並進，軍國大事愈順利，就表現得愈為謙恭和善。寬宏大量的胸襟，在內戰獲勝已成定局、國家解除危機以後，顯得尤為突出。暴君所依仗的摩爾人禁衛軍，在勝利的狂潮中全被殺死。少數罪大惡極的禍首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皇帝所重視的當務之急是釋放無辜，而並非懲治罪犯。帝國西部受到迫害的臣民，重新獲得原有的土地，這已經讓他們感到皇恩浩蕩。不僅僅如此，更讓他們欣喜若狂的是，他們還能得到一筆賠款，這筆錢相當於他們全部的損失。氣度豪邁的勝利者，還要在生活上照顧馬克西穆斯年老的母親，負責讓那些成為孤兒的子女接受教育。演說家帕卡圖斯異想天開地提到，要是布魯圖斯能夠重返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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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是心志堅定的共和主義人士，也會對狄奧多西大為傾倒，徹底改變對帝王的憎噁心理，一定會坦率承認，只有這種君主才是羅馬人尊嚴和幸福真正的忠實捍衛者。由於狄奧多西具有如此完美的人格，因此，帕卡圖斯的話還是很有道理。

然而布魯圖斯這位共和國的締造者那洞察世情的眼光，必然會看到狄奧多西那兩個重要的缺點，以沖淡他對專制統治所產生的好感。狄奧多西的仁政常因怠惰而無法貫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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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會受到情緒的影響難以善終。他為了達成目標，會奮不顧身排除阻礙；等到計劃完成，渡過難關，蓋世的英雄就會鬆弛下來，享受奢華的宮廷生活，縱情率性享受自適的樂趣，暫時忘懷君王應負起的責任，然而，一位合格的君王理應把所有的時間奉獻給人民。狄奧多西急躁易怒，處在一種無人反抗的狀況，很少有人能對其加以勸阻，難免因一時之怒而造成嚴重後果。這位仁慈君王每當意識到自己的弱點，事後難免感到十分驚愕。他一生都在思考，要如何壓制或調節自己不時發作的暴躁脾氣，經由不斷地努力，獲得了很大的成效，使他增加了氣度寬宏的美德。照說，苦心孤詣的作為應能貫徹始終，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終還是功虧一簣。這位明智而仁慈的君王，他光輝的統治被一件暴行玷污，這一暴行只能在尼祿和圖密善的統治期間找到先例。有位史學家為狄奧多西作傳，在短短3年內，除了敘述了他對安條克人民的寬大為懷外，又記錄了他在帖撒洛尼卡的殘殺無辜，在不知情的人看來真是自相矛盾。


 九、安條克的叛亂和帖撒洛尼卡的大屠殺(387—390 A.D.)

安條克的居民活躍而急躁，凡事只關懷自己的處境和利益，對歷代皇帝的作為深表不滿。在狄奧多西統治之下，阿里烏斯派的臣民一直痛心疾首於失去自己的教會。當時，有三位相互敵對的主教，爭奪安條克大主教的寶座，最後的結果注定只能滿足一派的要求，難免引起兩個失敗派系的抵制。哥特戰爭需要龐大的費用，加上後來簽訂和約必然帶來的巨額開支，使皇帝不得不加重人民的稅賦。亞細亞各行省未曾捲入這場災難，無法感到切膚之痛，不願為解救歐洲的困窘出錢出力。狄奧多西的統治將屆10年，為了紀念太平盛世要舉行壯觀的慶祝活動，士兵可以獲得數目可觀的賞金，軍隊極為滿意。一般臣民對於原本應自願進行的捐獻，如今成為額外增加的負擔，難免表現出消極反抗的態度。皇帝下達多道徵稅的敕令，打破了安條克人民平靜逸樂的生活，請願的群眾圍住行政官員的法庭，一開始用尊敬的哀求語氣，請當局出面為全民做主；蠻橫的官員傲慢無禮，把群眾的訴願當成抗拒君權的犯罪行為。於是大家的火氣愈來愈大，譏諷的嘲笑逐漸升級為憤怒的謾罵，一開始以政府的下級機關為抨擊對象，無形中擴大開來，演變為攻擊皇帝的神聖人格和尊嚴。民眾被激起的憤怒無法壓制，原來建立在重要位置供人民瞻仰的皇室雕像，成為發洩的對象。狄奧多西本人，加上父皇、皇后弗拉西拉、兩位皇子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的雕像，全部被毫不留情地從基座上推倒，砸成碎片或輕蔑地在大街拖曳而過。這種侮辱帝國尊嚴的行為，表現出人民充滿不忠和叛逆的思想。騷動立即被派來的輕步兵和弓箭手鎮壓下去，這時，安條克的人民才開始思考他們所犯罪行的性質和產生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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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的總督因職責所在，如實寫下了事件的全部真相。膽戰心驚的市民把認罪和獲得寬恕的機會，全部寄托在弗拉維主教的盡力奔走以及希拉裡烏斯議員的口才辯護上。希拉裡烏斯是利巴尼烏斯的門徒和朋友，天賦的才華在遇到重大事件後，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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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條克離君士坦丁堡的路途有800英里，儘管有驛站可用，罪孽深重的城市仍長時間無法獲得確切的信息，民眾擔驚受怕飽受折磨。四散的謠言使安條克人時而充滿希望，時而陷入恐懼，他們驚怖萬分，聽說皇帝雷霆震怒，對本人和心愛的皇后受到侮辱而感到氣憤不已，決心將罪惡的城市夷為平地，所有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屠殺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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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居民遠走高飛，逃到敘利亞山區和附近沙漠地帶避禍。

騷亂最終得以平息。24天後，駐軍將領赫勒比庫斯和行政長官愷撒裡烏斯宣佈皇帝的旨意和對安條克的判決：這座充滿侮慢習氣的省都，不夠資格享有城市的稱號，被剝奪東部名城所管轄的土地、特權和稅收，將其貶為村莊，劃入拉奧狄凱亞的行政區域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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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浴場、競技場和劇院全部關閉，停止市民所有的消遣和娛樂節目。根據狄奧多西嚴格的禁令，取消穀物的分配，派出專人追查個人的刑責，找出犯案的人員，包括那些直接搗毀神聖雕像的人，還有那些在一邊袖手旁觀、未善盡制止之責的人。赫勒比庫斯和愷撒裡烏斯將審判法庭設置在競技場中央，四周派武裝士兵嚴密戒備。此時此刻，安條克最富有的市民被五花大綁帶到審判官前面，嚴刑逼供，無論是立即判決還是暫緩處理，全憑幾位特派大員一語裁定。罪人的土地和房產充公後被拍賣，妻子兒女從以往富足奢華的生活，墮入貧窮沒落的困境，人們猜測這一天將會執行大規模的血腥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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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索斯托是安條克辯才出眾的神職人員，用生動的筆調敘述了這一事件，將之比擬為進行最後審判的世界末日。狄奧多西的使臣雖負有殘酷的任務，但執行時卻仍懷有不忍之心，眼見眾多罪犯即將家破人亡，難免同情他們不幸的遭遇，正好藉機接見從深山和沙漠前來的僧侶和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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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著敬意傾聽他們緊急的申訴。兩位主審在多方勸說下，同意延期執行判決。經過商議，赫勒比庫斯留在安條克處理本案，愷撒裡烏斯盡快趕回君士坦丁堡面見皇帝，不惜觸犯天顏，請求主上收回成命。

此時，狄奧多西的怒氣已消，代表民眾陳情的主教和議員，有幸得到皇帝召見。狄奧多西與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對於安條克民眾的行為，像位受到傷害的朋友那樣發出怨言，而不是一味仗著皇帝權威，用恐嚇的手段來報復。皇帝既往不咎，赦免安條克和市民的罪行，打開監牢的大門，擔心喪失性命的議員和富室得以領回自己的田產和房屋。東部的省都恢復了原有的地位，重新閃耀歷史名城的光輝。狄奧多西嘉獎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稱讚他們不計利害為受難弟兄陳情奔走，將巴勒斯坦的管轄權授予希拉裡烏斯，酬勞他為同胞仗義執言的辯才，特別在安條克主教辭退時，以極大尊敬表示感激之意。安條克的市民為報答君王不殺之恩，重新建造1000多座新雕像。帝國四境發出讚頌的歡呼，皇帝深為期許，並公開表示，若伸張正義是帝王的首要職責，那麼法外施恩必然是國君的最高享受。

帖撒洛尼卡的叛亂行動，一般認為起因更為荒謬，產生的後果更是可怕。這座佔地極廣的城市是伊利裡亞的首府，為了免於哥特戰爭的刀兵之災，修築了堅強的防禦工事，派駐了兵力強大的部隊。統領的主將是波特裡克，從這個名字就能看出他是個蠻族。主將的手下有個容貌出色的男孩，這位奴隸引起賽車場中著名御車手的情慾，被波特裡克知道後，下令將御車手關進監獄。等到駕車比賽那天，群眾見不到喜愛的御車手，不禁大失所望，對觀眾而言，所看重的是御車手的技術而非品德。加上民眾在過去與軍隊曾經發生過爭吵，不滿的情緒藉機爆發開來。這時，軍隊為了支援意大利的戰事，調走了主力，常有士兵開小差溜走，剩下的兵力在受到狂怒群眾襲擊時，不足以保護主將的安全。波特裡克和幾位主要官員慘遭暴徒殺害，還有人將遍體鱗傷的屍體拖在大街上遊行示眾。皇帝住在米蘭的宮廷，接到帖撒洛尼卡民眾暴動作亂的報告後，感到無比震驚。波特裡克功勳卓著，他的死亡讓他的主子感到無限的悲痛和憤怒。但是就當時的狀況，只要派出鐵面無私的法官，經過審判的程序，就會使行兇的首犯受到嚴厲的懲處。然而脾氣火暴的狄奧多西，無法等待司法程序的調查和審訊，很快決定，部將身上流出的鮮血，要用兇手的性命來償還。不過，這時他還在寬大為懷和血腥報復之間猶豫，主教熱忱的規勸，差點使得皇帝勉強同意網開一面。

但大臣魯菲努斯幾句不得體的言辭，激起他滿腔的怒火。在派出信差下達屠殺命令之後，皇帝想阻止命令的執行，但已為時太晚。皇帝在盲目衝動之下，將對一座羅馬城市的報復行動交予蠻族，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大開殺戒。何況這一攻擊計劃，是在陰毒、險惡和非法的密謀指使下，用最殘酷的手段進行的。帖撒洛尼卡的市民收到以皇帝名義所下的告示，假意邀請他們前往觀看賽車。市民對這些娛樂絕不嫌多，觀眾人數如此龐大，就打消了一切恐懼和疑惑的念頭。等人員到齊後，一聲令下，出場的不是賽車而是埋伏在競技場四周的士兵，他們立刻著手行動，展開大屠殺。這場不分外人土著、不管年齡性別、無論有罪無罪的殺戮，持續進行了3個鐘頭。被殺人數根據最保守的估計也有7000人，更有些作者覺得達到了1.5萬人，這些無辜死去的人被當作奉獻給波特裡克亡靈的犧牲品。一個外國來的商人，可能認為自己不會被殺，提出用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做擔保，換取兩個兒子其中一人的性命。正在他因不知該選哪位而猶豫難決時，士兵幫他做出了決定，用匕首同時刺進兩個毫無抵抗能力的孩子的胸膛。這群劊子手大肆殺戮，以不得不拿出足夠的人頭來交差為借口，使得這場有計劃和預謀、遵從狄奧多西命令行事的大屠殺，讓人聽得膽戰心驚，面無人色。皇帝過去曾長期在帖撒洛尼卡居住，這更是加深了他的罪孽。這座慘遭不幸的城市，它的街道和建築的外貌，居民的衣著和習性，皇帝都十分熟悉，以至於每次想起，這些都會隨時呈現在眼前。後來，狄奧多西甚至感到那些遭他屠殺的人們，好像仍然健在一樣。


 十、安布羅斯的譴責和狄奧多西的懺悔(388—391 A.D.)

皇帝對正統教會的神職人員懷有敬意，尤其禮遇安布羅斯，格外推崇和欽佩他的品格，說他的身上凝聚著主教所具有的最高美德。狄奧多西的友人和大臣處處倣傚君主的作為，對主教表現出虔誠的態度。這樣一來，皇帝有時會感到驚訝，倒不一定引起不滿，那就是他所有的秘密打算，轉眼之間便會傳到大主教的耳中。安布羅斯的行事以極為崇高的理念為準繩，認為政府對人民的施政作為，與神明的榮譽和宗教的利益有相當的關聯。

卡利尼庫姆是波斯邊境一個不出名的小鎮，當地的僧侶和市民，在主教狂熱情緒的鼓動下，發生暴亂事件，燒燬瓦倫提尼安教派的集會場所和猶太人的會堂。煽動鬧事的教士受到行省地方官員的裁定，要重建猶太會堂，賠償全部損失，這項公正而溫和的判決也得到皇帝認可。但是米蘭大主教並不同意，為此口述了一封批評和指責的信函，使用的語氣像是皇帝受過割禮，背叛原已受洗的宗教信仰。安布羅斯認為對猶太教的寬容，就是對基督教的迫害，同時很武斷地宣稱，他和所有真正的信徒全都熱切期望，願意就這一護教行動的是非功過，以及授予殉教人員名銜等有關問題，再與卡利尼庫姆主教做深入的研討。他用非常悲痛的口吻提到，要是執行這樣的判決，將對狄奧多西無瑕的名聲和信仰的獲救，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大主教因為私下的勸誡沒有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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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布道的講壇上，向坐在御座的皇帝發表了公開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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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不到狄奧多西嚴正而明確的保證，對卡利尼庫姆的主教和僧侶不加任何懲處以前，他將不再進行在祭壇呈獻祭品的儀式。狄奧多西很真誠地撤回原來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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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在他居住米蘭期間，隨著與安布羅斯虔誠而親切的交談，對他的敬愛之心更是有增無減。

安布羅斯得知皇帝下達了大屠殺的命令後，心中充滿悲憤和痛苦，躲到鄉下去獨自憂傷，不願與狄奧多西見面。大主教知道自己保持沉默是軟弱的表現，在眾口鑠金之下，會使他成為罪惡的幫兇，於是在他寫給皇帝的私人信函中，表達出狄奧多西所犯罪行的嚴重，並告訴他只有徹底悔改的眼淚才能洗滌自己的罪孽。安布羅斯會因宗教的熱忱而激動，也能保持審慎的作為，認為這是上天對他的啟示，
[65]

 要他用間接的方式，將皇帝暫時逐出教會。他警告狄奧多西不能用自己的名義獻祭，或是當他的面祭神。他勸導皇帝要限制自己的行動，專心一意地祈禱，不要妄自接近基督的祭壇，也不要用沾滿無辜人民鮮血的雙手，去接受聖餐。皇帝受到教父的影響，反省自己的過錯，對因自己一時的震怒而引起的無法挽回的暴行已經深感悔恨。有一次，他在萬分悲痛之餘，仍和往常一樣前往米蘭大教堂參加禮拜活動。當他走到教堂門口時，大主教攔住他，用上帝使者的口氣和語言對君王說道，僅是私下的懺悔不足以償還公開犯下的罪行，很難平息神靈被激怒的義憤。狄奧多西很誠摯地表示，要是說他所犯下的殺人罪行罪不可赦，那麼最為神所喜愛的大衛，他所犯的罪不僅是謀殺，還有通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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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畏懼的安布羅斯回答：「你學大衛那樣犯罪，那麼也要像他一樣懺悔。」在接受嚴苛的賠償和贖罪條件之後，狄奧多西皇帝進行了公開的懺悔，這是教會歷史中最光榮的事件。

根據4世紀時基督教教規，對殺人犯最寬大的處罰，也需要20年的苦行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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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帖撒洛尼卡大屠殺受害人數累計起來，個人有限的生命根本無法償還。因此，殺人犯便應被逐出神聖的教會，直到死亡終結他罪惡的一生。大主教充分考量宗教政策的各項原則，有鑒於悔罪人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身居帝王之尊還能懺悔自責，決定適當放寬條件，何況公開認錯能夠產生很大的教誨作用，可以作為縮短苦行期的重要理由。對於一個羅馬皇帝來說，讓他剝去代表君權的服飾，表現出哀悼和懇求的姿態，為了請求赦免他的罪孽，在米蘭的教堂中痛哭流涕，不管怎麼說都已經夠了。在這次心靈治療過程中，安布羅斯交替採用溫和與嚴格的手法，過了8個多月，狄奧多西恢復了原有的信仰活動。從他下達的一份詔書中，把判決延後30天執行，可以看出懺悔的成果。後世一直推崇大主教的剛毅和正直，從狄奧多西的所作所為，證明了不怕人世懲罰的君王，依然要屈服於最高審判者的法令，遵從教會執法者的教規，這對後世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示範作用。孟德斯鳩曾說：「帝王的行動要是被宗教的希望和恐懼所左右，等於是被豢養的獅子，只聽從駕馭者的命令和指揮。」百獸之王聽命於有權威的人，一舉一動要符合控制者的意圖和利益。神職人員掌握國君的良知良能，可以煽起或平息殺機四伏的衝動情緒。安布羅斯先後用極大的熱忱為人道關懷和宗教迫害出力，同樣都獲得輝煌的成功。

高盧的僭主戰敗死去，天下歸狄奧多西所有。原本他雖獲格拉提安拔擢，但光榮的名銜僅及於東部各行省，現今則靠著勝利者的權力統治西部。他在意大利度過了3年時光，有效恢復了法律的尊嚴。過去因馬克西穆斯的篡奪，以及瓦倫提尼安二世沖齡即位，造成行省長期無法無天和中樞乏力的局面，如今已全部得到了改善。他頒布的法令都會簽署瓦倫提尼安的名字，但賈斯蒂娜的兒子年齡尚小，宗教信仰曾誤入歧途，勢必應由正統教會的監護人精心照顧。這樣一來，不幸的年輕人在狄奧多西的野心面前毫無抵抗的能力，狄奧多西很容易就將他排除在統治階層之外，甚至可以剝奪他的帝國繼承權。要是狄奧多西根據利害關係和策略需要，不顧一切採用冷酷的手段，他的行事也會得到友人的諒解。但在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上，他表現出寬宏大量的氣概，贏得了多年宿敵的讚許。他把瓦倫提尼安擁上米蘭的帝座，對於眼前或未來的利益沒有提出任何要求，過去馬克西穆斯用武力侵佔的行省，恢復以後便把統治權交還給瓦倫提尼安。除了大批世襲的領地以外，狄奧多西還慷慨奉送給他格拉提安被殺後，靠著自己的英勇所收復的阿爾卑斯山以北的領土。在為恩主之死報仇並獲得了解救西部帝國的榮譽後，皇帝從米蘭回到君士坦丁堡，很安穩地統治東部各行省，漸漸恢復昔日奢華而慵懶的生活習慣。狄奧多西把國事的重任全權托付給瓦倫提尼安二世，在與瓦倫提尼安的姐姐結婚後，過著夫妻恩愛的宮廷生活。世人推崇他的品格高尚純真，更為他贏得勝利以後所表現的慷慨氣度而傾心不已。


 十一、瓦倫提尼安二世的統治和被害身亡(391—394 A.D.)

皇太后賈斯蒂娜回到意大利不久後過世，她曾目睹狄奧多西的勝利，以後再也無法干預其子的用人及行政。瓦倫提尼安過去受到她的教導和影響，對阿里烏斯教派產生好感，這種有害的觀念很快為正統教會的教育所去除。他對尼西亞信經與日俱增的信仰熱情，加上對安布羅斯的人品和權威地位，如同父執般尊重，使得正統基督教徒極為欽佩西部年輕皇帝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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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盡忠國事又能自我克制，摒除尋歡作樂的生活，全心投入工作。他對兩個姐妹愛護備至，但她們卻無法影響秉公施政的作為，即使對一個身份低下的平民，他也會做出合法的判決。但這位和藹可親的青年未滿20歲時，就受到國內叛亂行動的困擾，整個帝國再次陷入悲慘的內戰。阿波加斯特斯是一個驍勇善戰的法蘭克人，在格拉提安當政時任軍中第二要職，在主子被弒後，便投效狄奧多西麾下，發揮他的軍事才幹促使僭主加速敗亡。平亂後，他被任命為高盧部隊主將，過人的才華和小心掩飾的野心，使他贏得皇帝和人民的信賴。他還用慷慨的賞賜，破壞了軍隊對帝國的忠誠。當他被視為國之股肱，受到朝廷敬重時，這膽大包天的奸詐蠻子，卻密謀篡奪帝位，即使會使西部帝國陷於傾覆之境亦在所不惜。軍隊的指揮權全落在幾個法蘭克人手裡，阿波加斯特斯將親信提升到重要職位，隨著陰謀的逐步發展，瓦倫提尼安身邊的忠實臣僕都被更換。西部的皇帝現在既沒有權力，也缺少傳遞信息的耳目，無形中變成身處險境、無法自主的囚犯。

瓦倫提尼安一往無前的行為，可以視為年輕人的莽撞和衝動，也是在位的君王不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統治帝國所急於表達的惱怒之情。他暗地裡請米蘭大主教出面調解，一方面也可以作為見證，能夠保障他的安全。同時，他設法告知東部皇帝他的處境堪危，要是狄奧多西不能火速派兵相救，將迫使他冒險逃離維埃那皇宮——對他而言這裡就是位於高盧境內的監獄。這也得怪他自己，不該選擇在被叛軍包圍的地方建立行宮。然而，遠水救不了近火，他很清楚自己得到援助的機會很渺茫，何況每天都要受到各種刺激。於是皇帝在外無兵馬、內無謀士的情況下，毅然決定冒著生命危險，要與兵權在握的將領放手一搏。瓦倫提尼安在皇宮的主殿接見阿波加斯特斯，等到這位伯爵帶著相當尊敬的表情走上前時，便遞給他一紙詔書，免除他所負的全部職務。阿波加斯特斯用諷刺的語調冷笑說道：「我的職權非君王一時喜怒所能褒貶。」並且帶著蔑視的神情將詔書扔在地上。氣憤填膺的皇帝抓住身旁衛士的佩刀，將刀從鞘中抽出，經過一番激烈的搏鬥，還是未能將武器刺進敵人身上，好在自己也沒有受傷。這場短兵相接的鬥爭，完全暴露出瓦倫提尼安的怒火中燒和無能為力，他的命運已無挽回的餘地。幾天以後，瓦倫提尼安被發現自縊在寢宮(公元392年5月15日)。阿波加斯特斯採取種種措施，用來掩飾他那眾所周知的罪行，試圖讓世人相信，年輕皇帝之所以自尋短見，完全是感到絕望所致。
[69]

 他的遺體經過隆重的葬禮後被送往米蘭的墓地，大主教在一篇祭文中哀悼他的德行操守和身遭慘禍。
[70]

 在這種情況下，安布羅斯基於人道的要求，在神學的戒律規範上大開方便之門，為了安慰瓦倫提尼安兩位終日以淚洗面的姐妹，一再向她們提出保證，信仰虔誠的兄弟雖然沒有接受神聖的洗禮，憑著上帝的慈悲，將毫無阻礙進入永恆幸福的天堂。
[71]



行事謹慎的阿波加斯特斯為實現野心，早已完成各項準備。在西部行省的民眾心中，忠君愛國的觀念早已煙消雲散，大家帶著聽天由命的看法在觀望，不知何人會合於法蘭克人的心意，被推上寶座即位為君。但他們還殘留著羅馬民族的驕傲和偏見，無法接受阿波加斯特斯登基稱帝，何況這個機智的蠻族覺得，遙控一個聽命的羅馬人進行統治，會更得心應手方便他行事。因此他把紫袍授予修辭學家尤金尼烏斯
[72]

 ，此君早先是他的秘書，後來升為行政長官。伯爵大人無論於公於私，一直讚賞尤金尼烏斯的忠心耿耿和辦事能力，憑著學識和辯才，加上他舉止端莊的氣度，受到廣大民眾尊敬。他一再表示不願身登大寶，謙虛的美德更能產生有利的輿論。新帝即位後立刻派遣使臣前往狄奧多西的皇宮，假裝悲傷地報告瓦倫提尼安意外死亡的消息。現在西部的軍隊和行省一致推舉可敬的公民尤金尼烏斯擔任西部帝國皇帝，請求東部君王的同意，卻完全不提阿波加斯特斯的名字。
[73]

 狄奧多西非常擔心，他認為一個蠻族的忘恩負義，轉瞬間將數年心血和勝利成果毀於一旦，加上心愛的皇后在旁哭泣，
[74]

 要求為她弟弟報仇雪恨，逼得他再次運用武力，來恢復皇室尊嚴。但是，第二次西征危險性極大，而且非常困難。為了避免對方起疑，狄奧多西就用貴重的禮物和含糊的復函，打發走了尤金尼烏斯的使臣，然後花了2年來準備這次內戰。


 十二、狄奧多西擊敗尤金尼烏斯贏得內戰勝利(394—395 A.D.)

虔誠的皇帝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急著想要知道上天的旨意，基督教的發展早已令德爾斐和多多納的神諭
[75]

 無從獲得。當時有位埃及僧人，生來就具有通曉未來的神奇天賦，狄奧多西決定向他求教。於是君士坦丁堡皇宮一個備受寵信的宦官優特羅皮烏斯被派專程前往，他先乘船到亞歷山大裡亞，再溯尼羅河而上，到達遙遠的行省蒂巴伊斯的呂科波裡斯，或稱為狼城的地方。
[76]

 神聖的約翰在該城附近高山頂上，親手建造了一間簡陋的小屋，已在裡面居住50多年，從不開門應客，也從未見過女人一面，更從未食用經過烹調或人工處理的食物。他每週有五天是在閉門祈禱和沉思，只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打開一扇小窗，接見大批絡繹不絕的求見者，他們來自基督世界的每個角落。狄奧多西派來的宦官，很恭敬地步行走到聖者的窗前，提出有關內戰的問題，然後帶著十分吉利的神諭回到皇宮。聖者肯定了內戰的殘酷，但狄奧多西大帝必將贏得勝利，這鼓舞了皇帝的勇氣。
[77]

 為了使預言實現，人類智慧所能想到的方法，他都要善加利用。

斯提利科和提馬西烏斯是部隊的兩位主將，奉命招募新兵加強訓練，全力整頓羅馬軍團的紀律。作戰凶狠的蠻族部隊，分別在各族酋長的旗幟下，排列出戰鬥隊形。伊比利亞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彼此不和，卻投效在同一位君王的麾下，使人感到驚訝。聲威遠播的阿拉裡克曾受教於狄奧多西，從他那裡學會了用兵法則和作戰技巧，後來他運用這些知識毀滅了整個羅馬世界。
[78]



西部皇帝以及他的將領阿波加斯特斯從馬克西穆斯的錯誤和失敗中吸取了教訓，深知他們所面對的敵人富於長期用兵的經驗，並且完全掌握了戰場的主動，可以從很多方面發起進攻。要是自己的戰線延伸過長，就會帶來莫大危險。阿波加斯特斯把部隊配置在意大利境內，任由狄奧多西的軍團在毫無抵抗的狀況下，佔領潘諾尼亞各行省，到達尤里安·阿爾卑斯山的山腳下。無論是出於無意的疏忽或有意的預謀，連各主要隘道都無人防守，門戶大開任由敵軍長驅直入。等東部皇帝穿過崇山峻嶺，驚訝地看見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的陣容和營地漫山遍野地散佈開來，一直延展到阿奎萊亞城牆前面，抵達弗裡基杜斯河
[79]

 或稱冷河
[80]

 的河岸。這樣一片地形狹長的戰場，處於阿爾卑斯山和亞得裡亞海之間，在用兵上沒有自由迴旋的餘地，很難發揮軍事才能。阿波加斯特斯生性固執，根本不做求情的打算，弒君重罪毫無展開談判的可能。狄奧多西急於懲罰謀害瓦倫提尼安的兇手，好完成光榮的復仇計劃。東部皇帝對前進道路上天然和人為的障礙，絲毫不放在心上，毅然發起攻勢，把最光榮和最危險的任務，交給戰力強大的哥特人負責，心裡盤算著，在血腥的激戰以後，重大傷亡可以稍減哥特人的氣焰，也可消耗他們的兵員和實力。協防軍部隊有1萬名官兵戰死，連帶伊比利亞將領巴庫裡烏斯也壯烈犧牲，然而即使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仍未能獲得勝利，高盧人仍舊佔有上風。等到夜幕低垂，掩護狄奧多西的部隊在潰敗中退卻，皇帝撤到附近的一片山林中，在那裡度過淒涼的夜晚，飢腸轆轆無法入睡。如果前途暗淡希望渺茫，
[81]

 那麼就只能依靠靈活的頭腦轉變命運的軌跡。在面臨絕境時，無視運道的轉變，也不留戀塵世的生命，這樣才能產生堅強的意志繼續奮鬥。

尤金尼烏斯在營地肆意狂歡慶祝勝利，機警主動的阿波加斯特斯暗地派出相當數量的部隊，佔領各山隘要道，從敵人後方把東部軍隊全部包圍起來。天色大亮後，狄奧多西看到自己陷於極度危險的困境，不禁大為恐懼，但很快得知了一個令他絕地逢生的消息，那就是對方有若干指揮官要背叛僭主，提出以代表榮譽的官位和財物的賞賜作為他們歸順的條件。狄奧多西毫不猶豫立即接受，當時找不到正式文書，就在一張便箋上寫出約定事項，再由他簽字批准此一協議。及時獲得的外援振奮了部隊的士氣，信心百倍地對阿波加斯特斯的營地發起了襲擊。外援的主將雖曾在阿波加斯特斯的手下任職，現在卻既不承認他有運用武力的權力，也不以為他有獲得勝利的希望。正當戰鬥進行到短兵相接的激烈狀況時，從東方刮起一陣強勁暴風，這種現象在阿爾卑斯山區是常事。狄奧多西的部隊處於背風，不會受到狂風影響。捲起的漫天沙土直襲敵人臉面，馬上使得西部軍隊陣勢大亂，一個個難以站穩腳跟，投出的標槍不是被風吹回，就是失去準頭。狄奧多西意外獲得有利的天象，加以渲染就影響到敵軍的心理。聲勢驚人的風暴增加了高盧人的恐懼，既然上天對虔誠的皇帝施以援手，那麼他們對眼不能見的天神投降，也非可恥之事。

狄奧多西贏得了決定性的會戰，兩位對手因性格各異而落得不同下場。無路可逃的修辭學家尤金尼烏斯，在即將榮登統治寶座時戰敗，只能哀求征服者高抬貴手。一群心狠手辣的士兵，趁他跪倒在狄奧多西腳前時，用刀砍下他的頭顱(公元394年9月6日)。阿波加斯特斯在戰爭中盡了將領的職責，無愧於軍人名聲，會戰失敗後，接連數日在深山流竄。等他認識到自己的前途已無希望，企圖逃命已於事無補後，這個勇冠三軍的蠻子，拿古代羅馬人做榜樣，用佩劍刺進自己胸膛。

意大利一隅之地的戰鬥，決定了帝國未來的命運。瓦倫提尼安家族合法的繼承人接納了米蘭大主教的諫言，對於西部各行省的歸順，不再加以指責和追究。當時很多行省犯下參與謀逆的罪行，只有安布羅斯一人能夠堅持原則，拒不承認獲得成功的篡位奪權行動。米蘭大主教以大無畏的氣概，拒絕尤金尼烏斯贈送的禮物，退回專人送來的信函，毫無留戀地離開米蘭，以避免見到僭主可憎的面孔。像這種做法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會惹來殺身之禍，但是他在所不惜。何況從他審慎小心而曖昧不清的談吐中，可以發現他早已預見到了尤金尼烏斯的敗亡。安布羅斯的懿行得到了獲勝君王的讚譽，他忠於基督教會的職守，贏得民眾的擁戴。當時一般的看法都認為，狄奧多西的仁義美德歸功於大主教的虔誠引導和循循善誘。

狄奧多西擊敗尤金尼烏斯後，羅馬世界的臣民欣然推崇他的功勳和名望，根據他即位以來的施政作為，對他而後的統治懷抱美好的希望。皇帝年齡尚不滿50歲，想來會有很長一段太平盛世。不料他在勝利後，僅過了4個月就棄世，這對帝國而言是出乎意料的重大打擊，轉瞬之間粉碎了下一代人的光明遠景。狄奧多西過著放縱的奢華生活，早已種下病根
[82]

 ，突然自皇宮移駐軍營，衰弱的身體無法承受劇烈的勞頓，日益惡化的水腫說明皇帝即將不久於人世。輿論的訴求抑或基於利害關係，勢必造成東西帝國的分裂，兩位皇子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因父子舐犢情深，早已獲得奧古斯都的頭銜，於是分別前往君士坦丁堡和羅馬登基。

皇帝不曾讓兩子參加內戰，用冒險犯難來爭取榮譽。等到狄奧多西擊敗無所作為的敵人後，卻召喚次子霍諾留前來分享勝利成果，從垂死父王手裡接過統治西部帝國的權杖。霍諾留抵達米蘭時，賽車場特別舉辦盛大表演以示歡迎之意，這時皇帝雖已病骨支離，仍然親自蒞臨與民同樂。他接著在次日參加清晨的盛會，終於耗盡精力，其餘活動只能由霍諾留代表主持，偉大的狄奧多西於在當晚崩殂(公元395年1月17日)。儘管內戰的仇恨尚未化解，皇帝辭世還是受到帝國臣民的哀悼。無論是被他征服的蠻族，還是受到壓制的教士，對於舉世稱譽的皇帝，都異口同聲推崇他的豐功偉業。無能而分裂的統治階層，為帝國帶來迫在眉睫的危險，羅馬人為之憂心不已。在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統治時期，每當因他們的施政失誤而帶來災禍時，臣民總是對先帝興起懷念之情。


 十三、狄奧多西崩殂後羅馬帝國面臨的危局

歷史學家據實描述狄奧多西的不朽事功，從來也不曾掩飾他的過失佚行。這位羅馬史書上少見的帝王，因暴虐的性格和慵懶的生活習慣，而有損他光輝的形象。有位學者對狄奧多西所獲得的聲名耿耿於懷，不惜用誇大的言辭，評述皇帝罪惡的行徑和危害後世的影響。他非常大膽地斷言，當時帝國各個階層人士，全都傚法君主弱不禁風的女性氣質。他提及當時各種貪瀆苞苴的作為，腐化了社會的風氣和個人的品格，並且談到公眾秩序和人際禮儀的式微，造成日益嚴重的道德淪喪。這種趨勢的形成，使得人們不知廉恥為何物，為圖一己的安逸生活、放縱情慾的需要，而棄個人責任和社會利益如敝屣。當代作家有鑒於人民生活崇尚奢華，社會風氣日趨墮落，大多數是從個人的感受或處境，發出責難之聲。只有少數見解高明的旁觀者，能夠認清社會的變革，發現其中精巧而隱秘的動力，將群體盲目而易變的激情，引導向一個既定的方向推進。依據可信的證據，我們能夠斷言狄奧多西在位時，羅馬帝國的奢侈腐化，比之君士坦丁甚或奧古斯都時期，都更為可恥而荒唐。

這種變化的形成，也不能歸之於使國家財富增加的改革所致。長時期的內戰災難和政治敗壞，只會導致百業荒廢和生產凋敝，人民的財富在無形中減少。大眾之所以肆意揮霍浪費，因為他們在掙扎之餘對現實深感絕望，所以只顧得眼前的享受，不再考慮未來的需要。狄奧多西的臣民認為自己的財產可能朝不保夕，也就不願拿出錢來從事那些獲利緩慢的穩當行業。眼前頻繁出現家破人亡、田園毀棄的景象，祖傳的家產隨時可能遭到殘暴的哥特人的掠奪，不如趁著還未喪失先花光算數。在一艘即將沉沒的船上，或是在被圍攻而陷入混亂的城市中，必然出現瘋狂的舉動，完全可以用來說明，在一個行將淪亡的國家裡，處在災禍和恐懼之中的群眾，就會愈來愈不愛惜自己的錢財和產業。

令人志氣消沉的奢侈風氣，對宮廷和城市生活造成重大影響，也在無形中毒害和腐蝕著羅馬軍團。當時有位軍人研究羅馬古代的軍紀和訓練，瞭解其所主張的宗旨和要點，同時鉅細無遺地記錄下了軍隊墮落的情況。根據維格提烏斯精到而詳盡的觀察，從羅馬建城之初到格拉提安在位，步兵都得穿著護身鎧甲。但隨著軍紀的鬆弛和訓練的欠缺，士兵的體能和毅力無法承擔兵役的勞累，開始抱怨護甲過於沉重，極不願穿著在身，久而久之也就將胸甲和頭盔棄於一邊。他們的先輩使用沉重的兵器，羅馬人賴以征服世界的短劍和無堅不摧的標槍，也不知何時起從他們手中消失，似乎帶著盾牌就不能使用弓箭一樣。他們勉強開赴戰場，命中注定不是被殺得片甲不留，就是寡廉鮮恥地臨陣脫逃，通常他們會選擇後面這條路。哥特人、匈奴人和阿蘭人的騎士看到護身鎧甲的好處，就普遍加以採用，加上在投擲武器方面占很大的優勢，作戰時真是無往不利。反觀羅馬軍團的士兵，上體毫無防護，接戰時害怕得渾身發抖。話說回來，就算鼓起勇氣，他們袒露的頭部和胸背，怎能抵擋蠻族的箭雨。軍隊的傷亡、城市的陷落以及名聲的喪失，都無法使格拉提安以後的在位者恢復穿戴盔甲的古老要求。士兵軟弱畏戰，使自己和國家全都失去防護的能力，怯懦和懶散可說是帝國敗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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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章 異教信仰全面受到查禁 基督教對聖徒和遺物的崇拜(378—420 A.D.)


 一、羅馬異教的狀況和摧毀異教的政策(378—395 A.D.)

異教在狄奧多西時代受到摧毀，這是人類思想史上很奇特的事件，源遠流長而且風行一時的迷信竟然被完全根除，更是絕無僅有的例證。過去，基督徒特別是教士不得不壓下心中不滿，容忍君士坦丁審慎的拖延手法和瓦倫提尼安老皇的寬容政策，他們認為只要敵手繼續存在，便無法獲得徹底的勝利。安布羅斯和他的教友發揮影響力，對年輕的格拉提安和虔誠的狄奧多西這兩位新入教的君主，灌輸迫害異教的觀念和教義。有兩項宗教法的原則，表面看來言之有理，得到認可以後卻演繹出非常嚴苛的結論，對於帝國臣民中仍然信奉祖先宗教儀式的人，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這兩項原則是：一為凡是行政官員對罪行不予制止或懲處，可以視為犯有該項罪行；一為偶像崇拜的對象無論是虛幻的神祇或真實的魔鬼，都等於是犯下了褻瀆造物主無上權威的十惡不赦罪行。摩西的戒律還有猶太人歷史
[84]

 上草率而錯誤的案例，被教士拿來施用於基督教溫和而普遍的統治，
[85]

 他們激起皇帝的宗教狂熱，為的是維護本身的權勢和上帝的尊嚴。從君士坦丁改變宗教信仰以後，不過60年的工夫，羅馬世界的異教廟宇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從努馬時代到格拉提安的統治，羅馬人一直保持著神職階級的幾個祭司團體：十五位大祭司負責屬神事物和人員的最高司法權，依據寬大而傳統的體製成立神聖法庭，裁定不斷出現的各種問題；十五位表情嚴肅而又經驗豐富的鳥卜官，仰望天空觀察飛鳥，預言軍事的行動；十五位西比萊神諭官(從名字知道他們的人數)在國家遇到意外的災難時，可以查證未來的情況；六位灶神處女用童貞護衛聖火，關係著羅馬的氣運，要有人敢於窺伺必受嚴懲；
[86]

 七位神膳官負責供神的祭品和祭祀的宴會，指揮莊嚴的遊行隊伍，辦理年度各項節慶和祭典活動；朱庇特、馬爾斯和基林努斯
[87]

 的三位主祭司，是這幾位最有權勢的神祇派往人間的使臣，掌管羅馬和世界的命運；最高神祇官是指努馬本人及其繼任者，所具有的宗教職能應該由君王負起責任；還有薩利人祭司團、魯柏卡斯兄弟會
[88]

 等組織，他們的祭典儀式雖然荒謬可笑受人輕視，但是成員卻信心滿滿自謂可以獲得不朽神明的賜福。

共和國時代的羅馬祭司有權干預國事，但隨著君主制度的建立和帝國政治中心的遷移，逐漸成為明日黃花、煙消雲散。這些祭司階層的神聖身份和崇高地位，仍然受到所在地法律和習俗的保護，可以在首都和行省行使宗教和民事的治理權，特別以大祭司團最為顯赫。他們身穿紫袍，乘坐馬車，舉辦盛宴，引起民眾的讚許和羨慕。他們能從聖地的租稅和國庫的歲入中，獲得極為豐盛的薪給，完全足夠維持大祭司的豪奢排場，支付國家宗教慶典所需的費用。由於獻身祭壇和指揮軍隊的工作並無任何衝突，羅馬人在成為執政官獲得凱旋式以後，都渴望得到大祭司或鳥卜官的職位。在4世紀時，只有元老院最傑出的議員，才能坐上西塞羅
[89]

 和龐培的位置。高貴的出身會因僧侶的職位而增加光彩，組成大祭司團的十五位成員能夠伴隨君王，身價之高令人嚮往，就是基督教皇帝也不惜屈尊接受最高神祇官的服飾和章紋。等到格拉提安登基以後，不僅行事謹慎而且頭腦開明，嚴詞拒絕這些褻瀆神明的標誌，把發給祭司和灶神處女的年俸，使用於國家或教堂的社會服務，廢止他們的榮譽地位和豁免特權。他所拆除的古老羅馬迷信架構，曾經在民意和習俗的支持下屹立了1100年之久。想當年異教還是元老院的合法宗教，議員集會的廳堂或神廟都供奉著勝利女神的祭壇和雕像。
[90]

 一個神情莊嚴的女性站在圓形地球上，袍服隨風飄動，背後雙翅高展，向外伸出的手上托著一頂月桂冠。議員在女神的祭壇前宣誓遵守皇帝和帝國的法律，在正式開始議事之前，都會嚴肅地焚香奠酒致敬。拆除此一古老的紀念物是君士坦提烏斯對羅馬迷信的唯一破壞行動，勝利女神的祭壇在尤里安的手裡重建，瓦倫提尼安樂觀其成。信仰虔誠的格拉提安再度將祭壇遷走，但是對公共場所被人頂禮膜拜的神像，放任不管未加理會。除此之外還有424座廟宇和修院，留給民眾以滿足他們敬神的活動，因而在羅馬的每個地區，基督徒極為敏銳的心靈總是被偶像崇拜者的香火所觸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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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勝利女神祭壇的請願和異教的爭論(384—388 A.D.)

羅馬元老院內的基督徒是少數派，
[92]

 對於多數異教徒所贊同的議案，儘管會褻瀆至高的神卻完全合法，他們只能靠拒絕出席來表達反對的立場。會議在宗教狂熱的煽風點火之下，追求自由權利的行動開始死灰復燃，而且形成燎原之勢。經過提案表決陸續派出四個負一時物望的代表團，
[93]

 前往帝國的宮廷申訴祭司階層和元老院的苦衷，請求重建勝利女神的祭壇。元老院將此重要任務交付給能言善辯的敘馬庫斯
[94]

 ，他家財萬貫而且出身高貴，在政府曾經擔任過阿非利加總督和本市的郡守，還兼任大祭司和鳥卜官的神聖職務。敘馬庫斯的胸懷充滿宗教狂熱，激起復興異教的理想，但他在宗教上的敵手，認為他空有精明的才幹和高尚的德行，終將一事無成，不免為他感到惋惜。
[95]

 演說家呈送給皇帝瓦倫提尼安的請願書現在仍然留存著，他本人清楚自己承擔的任務極為艱巨而危險，盡力避免提到可能觸及君主宗教信仰的問題，只是謙卑地宣稱祈禱和乞求是他唯一的武器，完全用修辭的技巧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至於是否合乎理性的要求已經在所不計了。

敘馬庫斯想用展現勝利女神所代表的象徵，來誘使想像力豐富的年輕君主對其產生興趣。他暗示每年所需的用來祭祀神明的款項微不足道，就皇帝慷慨和豁達的作風，根本不值一提。但他懇切地表明，羅馬的獻祭活動要是不用共和國的名義支付費用，便無法獲得神的賜恩和成效。他甚至連懷疑論也拿來為迷信做辯護，宇宙的浩瀚無邊以及不可理解的奧秘，實非人類所能探索於萬一，理性無能為力時，只有聽任習慣的引導。每個民族遇到軍國大事似乎都會審慎思考，但實際不過是忠實依循經過幾代人考驗的各種認識和儀式。要是在這麼多代的時間裡享受著榮耀和興旺，而且虔誠的人民經常獲得在神壇前祈求來的賜福，那就應該堅持以往正確而有益的做法，不必輕易涉足未知領域可能帶來危害的變革。努馬的宗教信仰通過時間的考驗，獲得卓越成就，居於極為優勢的地位，不可輕言放棄。就連主宰羅馬命運的守護神，也被演說家請到皇帝的法庭來為自己辯護，這位德高望重的貴婦人說道：

高貴的君王和帝國的元首，請憐憫尊重我已經衰老的生命，讓虔誠的生命度過最後那段不受干擾的歲月。既然我並不後悔，那就讓我繼續奉行古老的儀式吧!既然我生而自由，那就允許我繼續遵循熟悉的制度吧!是這個宗教把整個世界置於羅馬的法律統治之下，是這些儀式把漢尼拔和高盧人驅出我們的城市和神廟，而到了如我這樣鬢白如霜的年紀，難道還要忍受如此不堪的羞辱？我對新的體制一無所知，然而還是要我接受；但是我非常清楚，對古老事物的改變，都會喪失榮譽，成為可恥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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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恐懼補充了謹慎的演說家隱匿未發的見解。衰亡的帝國受到災難的折磨和威脅，異教徒一致將它歸罪於基督和君士坦丁的新教。

但是，米蘭大主教立場堅定而手法高明，竭力使皇帝反對羅馬辯護人虛妄的說辭，敘馬庫斯的希望成了一片泡影。安布羅斯在這場爭辯中不惜放下身段，運用哲學家的語言很輕蔑地問道，羅馬軍團驍勇善戰而且軍紀嚴明，所以才能百戰百勝，為何要歸功於憑著想像、目不可見的力量。他同時嘲笑過分尊重古人的做法只會妨礙到技藝的進步，使人類回歸到原始狀態。接著他提高聲音用神學家的口吻表示，只有基督教的教義才是真理，可以使人類得救，任何形式的多神教都會引導受騙的信徒走向錯誤的道路，墮入永恆滅亡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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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寵愛的主教提出這樣的論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有效地阻止了勝利女神祭壇的重建。同樣的說法出自高高在上的征服者之口，產生了更大的力量和效果，古代的神祇被拖在狄奧多西參加凱旋式的戰車後面。在元老院的全體會議上，皇帝按照共和國的傳統向他們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即對朱庇特或基督的宗教崇拜究竟以何者為是。雖然他做出一副大家可以自由投票的樣子，但是他親自到場所帶來的恐懼，使大家的希望完全幻滅。敘馬庫斯後來以莫須有的罪名遭放逐，這等於是在對帝國的臣民提出警告，讓他們知道違背君王意願的可怕下場。

在元老院例行的分組會議上，對朱庇特的崇拜以絕大多數的票遭到否決和廢止，這時要有任何議員敢於用發言和投票，大膽支持現已遭到禁絕的神明，就會讓人感到驚奇不已。元老院在倉促中改變信仰，可歸於超自然的力量或卑劣的動機，也有很多的改信者心中懷著奢念，有朝一日可拋棄讓人痛恨的偽裝。但古老的信仰已毫無指望，大家逐漸適應新興的宗教，他們只有屈服於帝王的權勢、流行的時尚和親人的乞求，尤其是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受到羅馬教士和東部僧人指使和控制。安尼西安家族的行為堪為表率，受到其他貴族世家的傚法，貝錫、保利尼和格拉古這些古老家族相繼皈依基督教。

德配天地而又源遠流長的加圖世家——這是普魯登提烏斯的過分讚譽——忍不住要卸下大祭司的袍服，讓古老斑駁的外皮蛻化，脫胎換骨，穿上經過洗禮用來滌罪的白袍，在殉教者的墓前供奉代表執政官權力的權標和束棒，表現得極其謙卑。

勤奮工作自食其力的市民和靠公共福利為生的民眾，彙集成源源不絕的改信者人潮，湧進拉特蘭和梵蒂岡大教堂。元老院禁止偶像崇拜的敕令，獲得羅馬人民一致支持。壯觀的卡皮托神廟任其頹圮，有些分散在市區的廟宇，被人破壞後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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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已完全屈從在福音的重軛下，但被征服的行省對羅馬的名望和權勢，仍未失去景仰之心。


 三、羅馬帝國破壞異教廟宇的行動(381—389 A.D.)

尊重傳統的皇帝們在改造羅馬這座不朽的名城時，不僅有所顧忌也十分審慎。專制君主對於省民的成見一向都不放在心上。自從君士坦提烏斯去世後，
[99]

 推行基督教的工作中止了將近20年，等到信仰狂熱的狄奧多西登基，這一工作再次開始推動並且獲得了最後的成功。英勇無敵的君主之所以與哥特人奮戰到底，不是為了追求共和國的榮譽，而是為了獲得國土的安全。這時他採取了一些有助於護衛天國的行動，但這些行動在明智的人看來，顯得魯莽而不近情理，而且會觸怒大部分的臣民。他在與異教徒第一次交手並獲得勝利以後，促使信仰虔誠的皇帝重申前令，大力推行詔書所列禁止事項。當初在東部各行省頒布的法規，在馬克西穆斯被擊敗後，開始被運用在帝國的整個西部地區。狄奧多西將正統教派的每一次勝利，都歸功於基督徒和正統教會純正的信仰。他打擊迷信活動，從禁止奉獻犧牲著手，因為他認定那是有罪和邪惡的行為。從詔書的詞句上看，他嚴厲譴責檢視被殺動物的內臟以卜吉凶及其後續的種種行為，
[100]

 此無異於將構成異教信仰最基本的獻祭儀式視為罪行。

修建廟宇的目的是奉獻犧牲，一個仁德之君有責任使臣民遠離危險的誘惑，以免觸犯他所制定的法律。皇帝委派給東部禁衛軍統領西內吉烏斯以及西部兩位高階官員約維烏斯伯爵和高登提烏斯伯爵一項特殊使命：關閉所有的廟宇，收繳或摧毀偶像崇拜的設施和工具，免除祭司的各項特權，沒收異教的產業充作皇帝、教會或軍隊的費用。等到全面查禁的行動停止，廟宇只剩空無一物的建築，不再用來供奉偶像，但政府必須對其加以保護，以免廟宇建築遭狂熱分子破壞。很多廟宇都是希臘建築最壯麗精美的瑰寶，就是皇帝本人也不願損毀城市的華麗景象，破壞自己擁有的財物。這些碩大無比的屋宇被保留下來，作為基督教勝利的永久紀念物。在藝術日益式微的狀況下，這些建築物可以當作倉庫、作坊或集會場所使用。或許那些廟宇的牆壁，經過神聖儀式的淨化以後，可用來禮拜真正的神，也可以消除古老偶像崇拜的罪孽。

但只要這些廟宇存在一天，異教徒心中就會暗自滿懷希望，期盼著再有一個尤里安掀起帶來吉兆的變革，好重建神祇的祭壇。現在他們在皇帝寶座前苦苦哀求，根本發生不了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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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增加基督教改革者的決心，要毫不留情連根剷除迷信活動。幾位皇帝頒布的有關宗教的法律表現出趨向溫和的跡象，上位者雖對推行基督教態度冷淡消極，卻無法堵住教會的精神領袖所領導或激起的宗教狂熱和掠奪風氣。高盧的圖爾主教，神聖的馬丁，
[102]

 親自率領忠實的僧侶，在面積廣大的教區毀棄所有偶像、廟宇和聖地的樹木。賢明的讀者自可判斷，支持馬丁執行這項艱巨任務的究竟是神奇的力量，還是名利的刀劍。在敘利亞，被狄奧多里特稱為聖潔而卓越的馬塞盧斯，是沉溺於使徒熱忱的一個主教，他決心將阿帕美亞教區所有宏偉的廟宇都夷為平地。但當年修建朱庇特神廟的技術水平和牢固程度，卻阻撓了他的破壞行動。巨大的殿堂坐落在一個高地上，四邊各有15根周長16英尺的石柱，支持著高大的屋頂，圓柱由大石塊砌成，全部用鉛和生鐵灌澆，使用最堅硬和最鋒利的破壞工具都難以損傷分毫。後來他們挖空石柱基礎，再放火燒掉在下面臨時撐住的木樁，終於使得石柱全部倒塌。此一任務的艱巨已被一個黑色魔鬼以寓言的形式記述下來，雖然他無法擊敗基督教的工匠，卻也推遲了基督教的摧毀計劃。

馬塞盧斯受到勝利的鼓舞，決定親自出馬與黑暗勢力鬥爭。一支人數眾多的由士兵和角鬥士組成的隊伍，打著主教的旗幟前進，連續襲擊阿帕美亞教區遍及各處鄉野的廟宇。這位虔誠的勇士預見到自己會遭遇危險，因為他是跛子無法參加戰鬥也不能飛奔逃走，就待在距離戰場相當遠、標槍擲不到的地方。但正是因為他過於謹慎才導致死於非命，一群怒氣衝天的農民發動突擊把他殺死。行省的宗教會議立即宣稱，馬塞盧斯是為執行上帝旨意，奉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僧侶為了支持偉大的理想，帶著喧囂的暴怒從沙漠蜂擁而出，競相表現出宗教狂熱的行為。他們為異教徒所仇恨，有些人貪財和放縱的行為，受到民眾的譴責：貪財是指他們用神聖的借口掠奪，放縱是指他們揮霍人民奉獻的錢財。這些人對僧侶穿著破爛的衣服，高聲唱著讚美詩以及假裝蒼白的面孔，
[103]

 極為愚蠢地表示由衷的崇拜。只有少數廟宇因為恐懼、賄賂、關愛或審慎等原因，受到地方當局或教會領導階層的保護。像是迦太基的天界維納斯神廟，整個神聖區域的周長有2英里，當地的異教徒非常明智地將其改建為基督教教堂。
[104]

 他們運用類似的奉獻辦法，得以將羅馬萬神殿的宏偉圓頂，
[105]

 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但是在羅馬世界的每一個行省，都有一大群既無領導也無紀律的狂熱分子，對當地安居樂業的居民進行侵犯。一些最珍貴的古老建築物只有遺骸留存下來，展示出這些野蠻的宗教狂信徒的狂暴，也只有這類人才有時間和興趣，執行這樣艱巨的破壞工作。

這場浩劫的範圍極其廣泛，一個旁觀者也許可以從中看到亞歷山大裡亞的塞拉皮斯神廟所留下的廢墟。
[106]

 埃及是一個迷信盛行的國度，
[107]

 但是塞拉皮斯並非土生土長的神靈或惡魔。第一個托勒密國王受到夢的啟示，要將這位長期受到錫諾普居民頂禮膜拜的陌生神祇從本都海岸請到埃及來。但是人們對於他的屬性和統治範圍完全不知道，甚至連他是代表白晝的光明之神還是陰曹地府的冥王，都還在爭論不休。
[108]

 埃及人固執地信奉祖先的宗教，拒絕讓外國的神祇進入他們的城市。
[109]

 只有逢迎諂媚的祭司，受到托勒密家族的慷慨賞賜，才會服服帖帖毫不反抗，承認來自本都的神明所具有的權威，並杜撰出一部充滿尊榮的家譜。這位篡奪者被推上埃及神王奧西裡斯的寶座，
[110]

 也佔有他的床榻，成為伊西斯的丈夫。

亞歷山大裡亞聲稱受到他的保護，為獲得「塞拉皮斯之城」的美名而沾沾自喜。塞拉皮斯的廟宇在名氣和壯麗方面，足可與卡皮托的朱庇特神殿媲美。它修建在一座人工堆成的小山頂上，不僅面積寬闊，而且高出鄰近的城市約100步。內部的大廳用堅固的拱廊支撐，並分成若干條相連的拱道和一間間地下房屋。神聖的主殿被一個四方形的柱廊所圍繞，雄偉的大廳和精美的雕像呈現藝術的最高水平。還有那在廢墟上，如同浴火的鳳凰般重新恢復輝煌光彩的著名的亞歷山大裡亞圖書館，此處是保存古代知識的寶庫。
[111]

 狄奧多西發佈詔書嚴禁異教徒的祭祀活動後，卻仍然對塞拉皮斯的城市和寺廟網開一面。像這樣非常獨特的寬容，很不智地將之歸於基督徒的迷信所產生的恐懼，好像他們真的不敢禁絕古老的宗教儀式，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尼羅河氾濫、保佑埃及作物豐收，使君士坦丁堡能繼續存在。
[112]



就在這一關鍵時刻
[113]

 ，和平與德行之敵提奧菲盧斯
[114]

 據有亞歷山大裡亞大主教的寶座，他是個膽大包天的惡棍，雙手沾滿了銅臭和鮮血，被塞拉皮斯的榮名激起滿腔的怒氣。由於他對一座古老的酒神巴庫斯神殿橫加污蔑，使得異教徒提心吊膽，認為他會施展更為毒辣的手段。在群情激盪的埃及首府，有時會因微不足道的挑釁行為引發一場內戰。塞拉皮斯的信徒雖然實力和數量遠不及對手，但受到哲學家奧林庇烏斯
[115]

 的鼓舞，仍舊拿起武器，誓死要用生命來捍衛神祇的祭壇。這些異教的狂熱分子固守像碉堡一樣的塞拉皮斯神廟，用勇猛的出擊和頑強的抵抗打敗敵人的圍攻，對基督徒俘虜施以極不人道的酷刑，在困獸之鬥中求得最後的安慰。行事審慎的地方當局竭盡全力促成雙方休戰，等待狄奧多西的批示，以決定塞拉皮斯的命運。兩派人馬不准攜帶武器，在市區廣場集合，當眾宣讀皇帝的敕令。等到「要拆除亞歷山大裡亞一切偶像」這句話出口時，基督徒發出歡欣無比的呼聲，噩運上身的異教徒覺得憤恨填膺，一個個鴉雀無聲地溜走，靠著飛奔逃跑或者低聲下氣，以避開敵人充滿恨意的報復。提奧菲盧斯動手破壞塞拉皮斯神廟，除了建築物本身厚重結實的材料，已經沒有什麼能阻攔他的了。但這個障礙的確難以排除，最後只有留下地基部分不加理會，把殿堂打成一堆瓦礫，算是出了一口怨氣。

後來市民很快將一部分殘址整理乾淨，騰出空地修建了一座紀念殉教者的教堂。珍貴無比的亞歷山大裡亞圖書館被搶劫一空，裡面的圖書全部毀損無遺。過了20年後，只要來訪的參觀者沒有被宗教的偏見遮蔽自己的心靈，當他們看到那些空空如也的書架，都會感到無限的痛惜和憤慨。古代天才的著作，有很多就此從世間消失，要是沒有遭逢打倒偶像崇拜的浩劫，就可以供後人消遣，或是從中汲取知識。現在整個廟宇全部成為豐富的戰利品，可以大大滿足大主教的狂熱和貪婪，
[116]

 作為他在宗教戰場勝利的報酬。他們仔細熔掉金銀鑄造的神像和花瓶，把不值錢的金屬製品全部砸爛丟到街上。提奧菲盧斯極力揭發偶像崇拜者欺騙和邪惡的罪行：這些祭司用天然磁石搗鬼，秘密把活人藏在空心的神像裡。虔誠的丈夫和毫無防備的婦女如此信任他們，卻被鬼蜮的伎倆陷害。這些指控看來有幾分可信，因為與迷信的騙術和謀利的思想並無不合之處。但是由於基督徒們以此為由對被擊敗的敵人極盡侮辱和謾罵，難免讓人懷疑指控異教徒的罪行到底是真實的還是被編造出來的。

塞拉皮斯的巨大雕像隨著他的神廟和宗教同時冰消瓦解，大量不同種類的貴重金屬經過精工製作，拼湊在一起成為雄偉的神像，寬度一直延伸到聖殿兩邊的牆壁。塞拉皮斯被塑成坐像，左手拿著權杖，整個風格跟朱庇特的形象極為相似，不同之處是頭上戴著一頂籃狀或斗狀的帽子，以及右手握著有象徵意義的怪物，一條蛇昂著頭後面拖著分叉的三條尾巴，末端分別是狗頭、獅頭和狼頭。信徒非常肯定地宣稱，要是有人膽敢用污穢的手褻瀆神明的威嚴，世界就會重歸開天闢地的混沌狀態。一個悍不畏死的士兵受到宗教狂熱的激勵，手執沉重的戰斧爬上高梯，甚至連在場的基督徒群眾都為他捏了把冷汗，不知會出現什麼驚人的狀況。他對準塞拉皮斯的面孔用力砍了一斧，碎裂的臉頰墜落地面，雷鳴電閃沒有隨之大作，天地還是保持一片祥和寧靜。獲勝的士兵揮斧猛劈，巨大的偶像倒塌下來摔成碎片。塞拉皮斯的四肢被拖著在亞歷山大裡亞的大街遊行示眾，被砍得傷痕纍纍的軀體陳列在大競技場，在人群的喊叫聲中被大火燒燬。可想而知，有很多人之所以改變宗教，是因為他們看到自己的保護神已經完全無能為力。

這種群眾模式的宗教把可見的實質形體賦予崇拜的對象，最大優點是使人感覺熟悉而能接受，但優點也是缺陷，因為會產生不可抗拒的意外事件，揭穿偶像崇拜的虛妄，使整個信仰全部幻滅。照常理來說，一個人若憑著肉眼和雙手去分辨偶像和聖物，這些聖物與天然或人工的物品並無不同，因此難以長期保持崇敬之心。而且等到危急關頭，這些偶像神秘而奇特的威力，居然連本身的安全都難保，他們就會鄙視祭司毫無根據的吹噓，為自己的迷信感到荒謬可笑。
[117]

 待塞拉皮斯的雕像整個倒塌後，異教徒還抱著一線希望，認為尼羅河會對埃及褻瀆神聖的統治者，拒絕供應每年作物所需的水量。一開始氾濫時間的延後表明了河神的憤怒，但水勢很快上漲，彌補延遲之不足；當漲勢過猛超過正常水位時，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又幸災樂禍，認為大洪水即將來臨。可惜，最後這條大河還是恢復到了大家所熟知的水位，也就是16肘這個最有利的高度，英制相當於30英尺。
[118]




 四、立法禁止奉獻犧牲和異教最後的絕滅(390—420 A.D.)

羅馬帝國的異教廟宇難逃荒廢或絕滅的下場，狄奧多西的法規嚴格禁止奉獻犧牲，異教徒有著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想方設法加以規避。鄉村居民的活動一般不會受到惡毒人士的注意，就用歡宴聚會的形式掩飾宗教活動。在重大的節慶祭日，他們成群集結在神聖樹林的廣闊濃蔭下，宰殺牛羊加以燒烤，按照鄉村的習俗可以焚香和頌歌，看起來就像敬神一樣。而且，大家認為不要把牲口的任何部位焚燒饗神，不設置承接鮮血的祭壇，免除儀式開始前的奉獻鹹餅和結束時的酹酒，這種節慶的宴會就不會使客人觸犯非法獻祭的罪名，遭受嚴厲的懲罰。
[119]

 不論事實的真相如何，也不管有無道理，
[120]

 這些遮遮掩掩的活動終於被狄奧多西最後一份詔書一掃而光，給予了異教徒的迷信活動致命的打擊。這份禁令運用了絕對明確的措辭，皇帝曰：「吾人衷心期許帝國大小臣工，無論行政官員抑或普通市民，無論職務和地位的高低，禁止在任何城市或任何地點，用無辜的犧牲向木雕泥塑的偶像獻祭。」

殺生祭神的行為和用犧牲的內臟占卜的手法(無論腸卜的目的何在)都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謀叛重罪，非處死不足以勸善懲惡。異教徒迷信中較少血腥和不太可怕的儀式，也被認為有害宗教的真誠和尊嚴而遭到取締，特別像是使用光球、花環和乳香，還有酹酒祭神都在禁止之列，就連供奉於人無害的家神，像是家庭守護神之類都被嚴格地列入禁止範圍內。要是使用個人的場地進行瀆神和非法的慶祝儀式，罪犯就將遭受沒收該產業的處分；如果使用別人的房舍進行瀆神活動，就會受到起訴，處以25磅黃金或1000個金幣的重罰，而且要立即繳交不得延誤。凡是玩忽職守，發現宗教的敵人在秘密進行偶像崇拜，而不予告發或懲處的人員，要處以與此大致相同數量的罰鍰。以上是狄奧多西法規的主要宗教迫害手段，到了他的兒子和孫子時更是變本加厲，受到基督徒世界的高聲歌頌和一致讚揚。

在德西烏斯和戴克裡先的殘酷統治下，基督教被當成古代和傳統宗教的叛徒而加以禁止，這是對一個暗中活動的危險教派不公正的懷疑。在外部的迫害下，正統基督教會緊密團結在一起，迅速獲得勝利。但是同樣的出於恐懼和無知的借口卻不能適用於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們，他們違反了人性的尊嚴和福音的教諭。經過了那麼多的年代，多神教的弱點和愚昧早已暴露無遺，理性和信仰之光照亮世界，向大多數的人類顯現出偶像的虛幻，日薄西山的教派卻仍然堅守自己的崇拜對象。他們原本可以在平靜和卑微的狀況下，繼續享有祖先的宗教習俗。

如果異教徒也擁有原創信徒奮不顧身的狂熱，那麼基督教的勝利必然要血流成河。朱庇特和阿波羅的殉教者可以抓住光榮的機會，把生命和財產奉獻在祭壇的前面，但是擇善固執的宗教熱忱和多神教鬆弛而散漫的習性互不兼容。正統教派的君主不斷對他們施加猛烈的打擊。鬆軟而柔順的物質可以化解所受的暴力，不會產生重大的傷害，異教徒逆來順受的態度同樣可以保護他們，減輕狄奧多西法令對他們的折磨和懲罰。
[121]

 他們不再四處宣揚神明的權勢高過皇帝，只是哀傷地低聲抱怨，接著就停止舉行被君主譴責的神聖儀式。他們要是因為一時衝動，或者心懷僥倖，而不惜冒險嘗試所深愛的迷信活動，只要在事發後表現出知過悔改的謙卑態度，也會瓦解基督徒行政官員要嚴辦的決心。而且，儘管內心可能有幾分不滿，但他們幾乎不會拒絕基督教對他們的束縛，以作為對自己行為不夠謹慎的處罰。

教堂充滿日益增加的群眾，這些毫無價值的改教者，都是基於世俗的動機而接受高居統治地位的宗教，他們虔誠模仿教徒的舉止神情，隨著大眾一起誦經祈禱，內心卻默念古代的神明，企圖使良心得到安慰。
[122]

 異教徒不僅缺少忍辱負重的精神，而且根本沒有奮起反抗的勇氣。散佈四方的數以萬計的教徒，除了對廟宇的毀損表示痛心疾首外，什麼都做不了，只能接受敵手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命運，完全屈服，毫無爭執的餘地。敘利亞的農夫和亞歷山大裡亞的市民揭竿而起，這群烏合之眾因反對宗教狂熱而掀起的怒潮，被皇帝的威望和權勢鎮壓得噤若寒蟬。西部的異教徒無法提升尤金尼烏斯的名氣，反而因為追隨者的三心二意，損害到篡奪者的理念和聲望。教士同仇敵愾地宣告，他那大逆不道的背教行為更加重了謀叛的罪名。據稱他同意修復勝利女神的祭壇，而且使得像徵朱庇特和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公然和戰無不勝的十字架旗幟在戰場對陣。異教徒虛無縹緲的希望很快隨著尤金尼烏斯的失敗完全破滅，任憑征服者處置。皇帝要全力根除偶像崇拜，不負上天賜給他的恩寵。

一個奴隸國家的主子只要不把暴虐偏執的行為施展到極限，即使經常濫用絕對權力，民眾也會隨時為他的仁慈而歡呼。狄奧多西有可能向他的異教臣民提出過如下兩個選擇：要麼受洗，要麼死亡。然而能言善辯的利巴尼烏斯卻讚揚皇帝的寬厚，沒有制定實際的法規，迫使所有臣民皈依國君所信奉的宗教，
[123]

 將信奉基督教定為擁有社會公民權的基本條件。有些教派毫不猶豫接受奧維德的神話，
[124]

 堅決否認福音書的神跡，即使如此也沒有受到任何磨難。皇宮、學校、軍隊和元老院，到處都有虔誠的異教徒，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的信仰，毫無區別地享有帝國在行政和軍事上的榮譽；狄奧多西授予敘馬庫斯執政官的職位，與利巴尼烏斯保持長久的私交，
[125]

 並對他們崇高的德性和才華表現出深切的關懷。這兩位口若懸河的異教徒辯護士，從來沒有人要求他們改變或者隱瞞宗教觀點。異教徒可以保有範圍極為廣泛的言論和著作自由，歐納庇烏斯、佐西穆斯
[126]

 和柏拉圖學院狂熱的教師，他們留下歷史和哲學的遺著，宣洩出對獲勝對手極為強烈的敵意，極力抨擊他們的情操和作為。如果這些惡意中傷的誹謗當時就已眾所周知，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讚許基督教君主的善意，他們竟用藐視的微笑對待迷信和絕望的最後鬥爭。
[127]



但是，禁止奉獻犧牲和祭祀儀式的帝國法規卻被嚴格執行，須知這種宗教是靠習俗而非理論發揮影響力的，隨著時間的逝去，它所產生的效果逐漸被根絕。詩人和哲學家獻身創作，可以在祈求、沉思和研究中秘密培養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公開舉行的祭祀活動，才是人民宗教情操的唯一堅實基礎，這要靠著模仿和習慣才能養成。只要打斷這種公開的活動，不過幾年的工夫，就可以完成重大的民族改革工作。沒有祭司、廟宇和經典
[128]

 在旁邊加以人為的援助，神學觀點就無法在人民腦海中保留長久的記憶。那些無知的世人，其自己的內心仍然隨著盲目的希望和畏懼而動盪不安，很快受到地位較高人士的影響，立誓信奉當時居統治階層的神明。他們當初在精神飢渴狀況下被迫接受的教義，會在不知不覺中感染極大的熱忱，對新的教義進行支持和傳播。帝國法規頒布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被吸引到正統基督教會的範圍之內。異教的瓦解是如此快速而平靜，在狄奧多西逝世28年以後，立法者再也看不到異教有任何蛛絲馬跡遺留下來。


 五、基督教對聖徒和遺物崇拜的源起

詭辯家把異教的毀滅說成可怕而令人驚異的事件，他們如此描述道：大地陷入一片漆黑，世界重歸混沌初開和暗無天日的狀態。他們用莊嚴而悲傷的語調，訴說廟宇都成為墳墓，擺設著許多神像的聖殿，被基督教殉教者的骨骸所玷污。

僧侶(歐納庇烏斯認為這是一種骯髒的畜生，可以劃分在人類的範圍之外)是一種新的崇拜儀式的始作俑者，原先那些由人的認識構想出的神明，被最低賤和最可鄙的奴隸所取代。那些罪大惡極的罪犯，在明正典刑以後，頭顱用鹽醃好，他們的身上仍舊留著鞭痕和傷疤，那是行政官員刑囚和懲處的證明。這些頭顱和傷痕(歐納庇烏斯接著說)就是大地在我們這個時代所創造的神，這些就是殉教者，是我們向上帝祈禱和懇求的最高中間人，他們的墳墓現在已經成為聖地，是人民崇敬的對象。

我們不必懷有對詭辯家的惡意，他們是這場變革的見證人，他們的驚訝自然可以理解。羅馬法律的卑賤犧牲者在這一場變革中，被抬舉到帝國保護者的地位，難以形容而又無比崇高。基督徒對忠於信仰的殉教士，這份尊敬是出於感激之情，隨著時光的荏苒和勝利的獲得，昇華為宗教上的崇拜，那些聞名遐邇的聖徒和先知，必然享有殉教士的殊榮。在聖彼得和聖保羅光榮死難150年後，梵蒂岡和通往奧斯蒂亞的大道，就是以宗教英雄人物的墳墓
[129]

 (也可以稱為紀念物)而舉世知名。在君士坦丁改變信仰後的年代裡，無論是皇帝、執政官還是軍隊的將領，都會很虔誠地來到漁夫和帳幕工的墓前致祭。
[130]

 受到人們敬仰的骨骸被安置在耶穌的祭壇之下，帝國都城的主教不斷前來供奉非殺生的祭品。東部世界的新都城無法提供古老的紀念物，就向所屬行省大力搜刮，因此也顯得相當富有。聖安德烈、聖路加和聖提摩太的遺體，在不為人知的墳墓中安眠了近300年之久，才被隆重遷到慷慨的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岸邊修建的使徒教堂去。
[131]

 大約又過了50年，同一邊的海岸又接納了既是以色列人的士師，也是先知的撒母耳。
[132]

 他的骨灰被裝在金瓶裡用絲綢包裹，主教排成一列親手傳遞。撒母耳的遺物也被歡欣鼓舞的人們非常恭敬地接受，以留給將來新的先知。從巴勒斯坦到君士坦丁堡城門口的大道上，排滿了連綿不絕的接送隊伍。阿爾卡狄烏斯皇帝走在地位最高的教士和元老前面，親自迎接這一極為不凡的「賓客」，他有權受到君王的頂禮膜拜。
[133]

 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做出的榜樣，進一步肯定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和紀律。聖徒和殉教者的名聲經過了一段式微的時期，那時基於世俗的原因只能發出喃喃的抱怨聲，
[134]

 但從此以後就普遍地建立起來了。在安布羅斯和傑羅姆的時代，一所基督教堂如果沒有被貢獻部分神聖的遺物，仍然會被認為是有損尊嚴的行為，這些聖物能夠起到穩定和激發虔誠信仰的作用。


 六、基督教對聖徒和遺物崇拜的具體做法

從君士坦丁統治到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200年的光陰須臾而過，基督教簡樸模式的純潔和完美，被聖徒和遺物的崇拜破壞。墮落的徵候甚至在接受並推崇這一有害變革的第一代人身上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其一，聖徒遺物比黃金和寶石珍貴。
[135]

 這種令人心動的經驗使得教士為增加教會財富，根本不考慮真假或有無可能，就隨便給骷髏杜撰一個名字，編造一段故事。使徒的名聲，還有曾經傚法他們高尚德行的聖者，都被宗教的傳奇故事所遮蔽。在那些最早發生且貨真價實的殉教士隊伍中，教士們為之增加了成千上萬名除了在聖徒傳中幾乎不可能存在的想像中的英雄人物。圖爾並非唯一一個把罪犯視為聖徒，拿他們的遺骨當作聖物來崇拜的教區。
[136]

 這種迷信的做法有助於增加欺騙和輕信的誘惑力量，在不知不覺中澆滅了基督教世界歷史和理論的指路明燈。

其二，若人民的信仰不能及時得到幻覺和神跡的幫助，以證明極為可疑的聖物不僅真實可靠而且靈驗異常，那麼迷信的發展過程肯定不會這樣迅速，也不會取得所向無敵的勝利。在狄奧多西二世統治時期，呂西安
[137]

 是耶路撒冷的長老，身兼卡法加馬拉村的神父，這個地方離城大約20英里。他提到自己曾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而且似乎是為了使他不要對夢中發生的事情產生懷疑，他之後一連三個禮拜六又都做了同樣的夢。

在夢中，一個德高望重的人物留著長鬚穿著白袍，手裡拿著金棒，在寂靜的夜晚出現在他的面前。他交代自己的名字是迦瑪列，同時向驚訝的長老透露，除了他本人的屍首，還有他的兒子阿比巴斯、友人尼科迪默斯以及司提反的遺體，全都秘密埋葬在附近的田野，其中司提反非常有名，是基督教的第一個殉教者。
[138]

 他帶著不耐煩的口氣說道，現在是時候把他和他的朋友從陰暗的監牢裡放出來了，他們的出世會為苦難的世界帶來好處，而且特別選擇呂西安，把他們的處境和願望通知耶路撒冷的主教。

懷疑和困難雖然延遲了重要的發現，但還是被接踵而來的新的幻境一一化解。主教在無數群眾圍觀之下挖開墓地，迦瑪列、他的兒子以及朋友的棺木都很整齊地排在裡面。但在盛著司提反遺骸的第四口棺木重見天日時，大地忽然震動起來，大家馬上感受到了天堂的氣息，其中73名前來幫忙的助手，他們罹患的各種疾病立刻都被治好。司提反的同伴仍舊安息在寧靜的卡法加馬拉村，然而第一個殉教者的骨骸，在一支莊嚴的隊伍護送下，遷往錫安山專為供奉聖徒遺物的教堂。這些聖物的碎塊和一滴血，
[139]

 還有從遺骨上面刮下來的碎屑，幾乎在羅馬世界所有的行省，都被認為具有毋庸置疑的神性和不可思議的力量。連態度嚴肅而學問淵博的奧古斯丁，
[140]

 都證實聖司提反的遺骨在阿非利加顯現了無數的奇跡。

憑著奧古斯丁理性的認知，我們很難指責他的輕信，然而在他傲世的巨著《上帝之城》一書中，卻有非常神奇的敘述，何況希波(Hippo)的主教借用這本書，實事求是而且永垂不朽地證明了基督教的真理。奧古斯丁表情很嚴肅地宣稱，他所選來記述的奇跡都是親身經歷過或是親眼見證過殉教者神奇能力的人公開予以證實的。很多奇特的事跡被人忽略或是因時日過久而被人忘懷，希波也不是這個行省最受垂愛的城市，然而在他列舉的七十多件奇跡事件中，他的教區內僅僅兩年
[141]

 就發生了三起死而復生的事件。要是將範圍擴大到整個基督教世界所有的教區和聖徒，那從這個永無止境的源頭中不知會產生多少傳奇和謬誤。但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在迷信而無知的時代，奇跡很難被看成是自然規律的變異，最後難逃湮滅的命運。

其三，圍繞著殉教者墳墓這個永恆的舞台，出現了不計其數的奇跡，它們向虔誠的信徒揭示了屬靈世界的情況和架構，這些信徒的宗教觀似乎建立在事實和經驗的牢固基礎之上。不論世人的靈魂在與肉體分離到復活的這段漫長時間中，究竟處於何種狀態，聖徒和殉教者超凡入聖的靈魂，絕不會無所事事在長眠中度過，
[142]

 這倒是很顯然的事。同時，聖徒和殉教者非常生動而明確地意識到自己享有幸福、美德和權柄(也不必探明他們居住的地點和什麼性質的幸福)，他們已獲得保證可以擁有永恆的報償，他們的智能可以無限擴展，超出了人類的想像。從固有的經驗可以獲得證明，他們能夠聽到和理解無數信徒的各種請求，這些人在同一時間，在遙遠世界的不同角落，呼喊著司提反或馬丁的名字，祈求他們伸出援手給予救助。

祈求者的信心基於堅定的理念，這些與耶穌共同統治世界的聖徒，會用憐憫的眼光注視大地，相信他們一直在關懷著正統教會的繁榮興旺。任何人只要傚法他們的忠貞和虔誠，就會受到他們的照顧，成為特別關懷和寵愛的對象。雖然如此，但有時候他們的友誼也會受到世俗想法的影響，用偏愛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出生地、居住地、死亡地、埋葬地和因擁有他們的遺骸而被封為聖地的地方。至於驕傲、貪婪和報復等低級的情緒，他們天神般的胸懷絕不會受到它們的玷污。然而聖徒也會紆尊降貴明確表示，他們對信徒的慷慨非常滿意而心懷感激；同時他們會將懲罰的利矢投向不信上帝的妖孽，這些罪人褻瀆莊嚴的神龕，不相信他們具有超凡入聖的能力。要是有一些人非常固執，拒絕承認神的代理人給出的證據，而這些證據被所有自然界創造出的生物所接受，即使是人類心靈中最細微和最隱秘的活動都會服從，
[143]

 那他們的罪行就真是不可饒恕，他們的懷疑就太令人感到奇怪了。據說在祈禱或犯罪以後，轉瞬間就有報應，可見聖徒在上帝身旁所享有的恩惠和特權，基督徒對此表示至為滿意。至於聖徒們是否要不斷在慈悲的聖座前面代為求情說項，或者他們是否不能為了做出寬厚和公正的指示而把權力轉授給下屬的神職人員，如果要對這些做深入的探究，不僅多餘也沒有必要。想像經過不斷的努力，昇華為宇宙動因的默思和崇拜，就會急切地接受較低位階的崇拜者，可以與籠統的概念和平庸的才能相匹配。原始基督徒崇高而簡潔的神學思想逐漸退化，在蒙上玄學的陰影後，又引進適合大眾口味的神話學，有恢復多神教統治的傾向，看來所謂的天國也不過爾爾。
[144]



其四，隨著宗教的崇拜對像逐漸降到以想像為標準，採用的儀式和典禮開始追求對世人的感官產生強烈的影響。要是德爾圖良和拉克坦提烏斯
[145]

 在5世紀初死而復活，並協助料理聖徒或殉教者風行一時的慶典，
[146]

 看到褻瀆神聖的景像一定會大為吃驚，且悲憤不已，因為這完全違背了基督徒會眾純潔而屬靈的禮拜方式。打開教堂大門，香火與鮮花的香氣瀰漫，雖然時值中午，燈光和燭火卻依然被點亮著，不僅庸俗而多餘，還發出瀆神的光芒，這些都讓他們感到厭惡。他們若走近聖壇護欄，就要穿過匍匐在地的人群，其中大都是外地人和朝香客，他們在舉行歡宴的夜晚來到這座城市。這些人早已被宗教狂熱或美酒灌得酩酊大醉，會虔誠地親吻神聖建築物的牆壁和地面，且誠心祈禱。無論他們使用何種語言，都是對著聖徒的屍骸、血液和骨灰而發，這些遺物通常用亞麻布或絲綢覆蓋。基督徒經常前往殉教者墓地，希望借助其影響力，獲得所有精神和世俗的福分。他們祈求身體健康、疾病痊癒、不孕的妻子多產，且兒女平安幸福。每當他們要經歷長途跋涉或危險的旅途前，就會懇求神聖的殉教者在路上給他們指引和保護；若他們沒遭遇危難，平安歸來，就會匆忙趕到殉教者墓地，對天上保護人的英靈和遺物，表現出無限的感激。牆上掛著他們所受恩惠的象徵性的紀念物，像是金和銀製作的眼睛和手腳，還有富於教誨意味的圖像，聖徒顯現出如保護神一般的形象、功德和奇跡。但這些圖像很快就被毀去，因為虔誠的信徒表露出偶像崇拜者的行為。在古老的年代和遙遠的國家，同樣一種統一的原始迷信精神也會運用同樣的手法，欺騙人類的無知，影響人類的感官。
[147]

 我們應該坦率地承認，正統基督教會的神職人員也會傚法異教徒所採用的模式，那些都是他們過去急著要摧毀的東西。就是最受尊敬的主教也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些無知的鄉巴佬，要是能在基督教內部找到與異教類似之處，使他們得到一點補償，那他們就會感到自鳴得意，情願放棄異教的迷信了。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君士坦丁的宗教終於完成了征服羅馬帝國的豐功偉業，但是勝利者卻在不知不覺中被他們所征服的對手的計謀制服了。
[148]




 第二十九章 羅馬帝國在狄奧多西兩子繼位後完全分裂 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當政 魯菲努斯和斯提利科統攬大權 吉爾多在阿非利加叛變後被殲(386—398 A.D.)


 一、羅馬東西兩個帝國的分治已成定局(395 A.D.)

羅馬的天才們隨著狄奧多西的死亡而滅絕，這位奧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最後繼承人，曾經率領軍隊縱橫戰場，在羅馬帝國建立起權勢和威嚴。他雖已經逝世，但他所建立的功業卻依然在保護著兩個兒子，他們是個性軟弱而且毫無經驗的青年。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在他們的父皇崩殂後，受到全國民眾一致推崇，分別成為東部帝國和西部帝國的皇帝，新舊羅馬的元老院、教士、官吏、士兵和人民，全都熱誠地向他們宣誓效忠。阿爾卡狄烏斯18歲登基，他出生於西班牙平民家庭的普通房屋中，之後在君士坦丁堡的宮殿裡接受皇家教育。在坐上平靜而金碧輝煌的寶座後，他度過了庸庸碌碌的一生。從登上帝位起他統治著色雷斯、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所屬各行省，從下多瑙河一直延伸到波斯和埃塞俄比亞的邊界。他的弟弟，11歲的霍諾留，名義上統治著意大利、高盧、阿非利加、西班牙和不列顛。部隊防衛著國土的邊界，一面對付喀裡多尼亞人，在另一面防備著摩爾人。而最重要也是戰亂頻仍的伊利裡亞統領轄區，則由兩位君王平分。西部帝國仍然領有並防護諾裡庫姆、潘諾尼亞和達爾馬提亞所屬各行省，但是最大的兩個行政區達契亞和馬其頓，過去曾由格拉提安托付給英勇的狄奧多西，現在則已為東部帝國所有。

兩個帝國在歐洲的邊界，與現在分隔日耳曼和土耳其的國境線並沒有多大不同。羅馬帝國在完成最後永久的分裂時，有關個別的疆域、財富、人口和軍事實力這些主要的利益，雙方都可以獲得平衡和補償，大致能夠不分軒輊。狄奧多西的兒子從他們的父親手裡繼承權杖，這是天賜的禮物，將領和大臣已經習慣尊敬皇家幼兒的威嚴，軍隊和人民並沒有採取通過選舉決定帝位歸屬這樣的危險行動，來重申他們應有的權利，即使在他們逐漸發現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的軟弱，以及在他們統治下一再發生災難後，也無法抹去根深蒂固的忠誠。羅馬的臣民仍舊尊敬統治者本人甚至是他的名字，並憎恨反對帝座權威的叛賊和濫用君主權力的大臣。


 二、魯菲努斯擅權亂政及殘民以逞的行徑(386—395 A.D.)

狄奧多西擢用魯菲努斯玷污了他光榮的統治，這是一個政府和宗教都在不斷發生派系傾軋的時代，像這樣卑劣的寵臣，他的所作所為無論從哪方面講，都稱得上是惡貫滿盈。魯菲努斯有強烈的野心和貪婪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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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惜拋棄位於高盧一隅不為人知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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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東部的首府去尋找機會。他具有膽大心細和口若懸河的本領，使他能在法律這個有利可圖的行業出人頭地。等到他成功地按部就班在政府機構謀得重要職位後，便抓住機會迅速升為御前大臣。他的職務具有很多功能，在執行時要與政府各部門密切協商。他不僅勤奮而且具備這方面的才能，很快就獲得了君主的信任。但他本性中的傲慢、惡毒和貪婪，卻不為人知。這些邪惡的品性都被極為高明的偽裝面具掩蓋，他表露出來的情緒都是為了奉承主子的慾望。然而，在帖撒洛尼卡恐怖的大屠殺事件中，殘酷的魯菲努斯在事前激起狄奧多西的狂怒導致他下達屠殺令，事發後卻毫無悔改之心。他身為大臣不僅不可一世而且睚眥必報，用他的話說，與他為敵者在政府中就絕無容身之地。

普洛摩圖斯是步兵主將，曾在東哥特人入侵時擊敗來敵，為國家立下很大的功勞。有位傑出人物是普洛摩圖斯政治上的敵手，雖然他輕視對方的為人和出身，但當他看到他的敵手因為魯菲努斯的關係，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依然引起了內心的憤慨，即使對方是政治上的敵手，普洛摩圖斯仍決定加以支持。於是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中，這位脾氣暴躁的老兵，看見受皇帝寵愛的大臣擺出無禮的傲慢態度，忍不住就揮拳大打出手。這種當著皇帝的面所發生的暴力行為，可以視為對君主的侮辱，君主絕不可能置之不理。普洛摩圖斯受到罷黜和放逐的處分，奉命即刻成行前往多瑙河整修軍事營區設施，不得延誤。因此這位將領的喪生也要歸罪於魯菲努斯奸詐的計謀(雖然他是在一次規模很小的衝突中被蠻族所殺)。

犧牲一個英雄人物可以滿足魯菲努斯的報復心理，升任執政官更讓他趾高氣揚為之自傲。但只要東部禁衛軍統領和君士坦丁堡郡守這兩個重要職位，始終把持在塔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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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子普羅庫盧斯的手裡，他們聯合起來的力量，就會對御前大臣的野心和利益形成牽制，他的權勢就會受到威脅。這兩位位高權重的大員後來被指控瀆職和貪污，皇帝下令成立專設委員會來審判此重大案件，但就在這個時候，委員會內又接連有幾位法官被指控犯了某些罪行，於是他們在受到皇帝的責備後，紛紛被解除了法官的職務。而宣佈判決書的權力，一直在主席的手裡，主席則是由魯菲努斯本人擔任。在塔提安被解除東部禁衛軍統領職務並打進地牢後，他的兒子雖然覺得仍有幾位大臣的清白未受牽連，但知道他們不會施以援手，加上委員會內一個法官與他們有仇，於是趕快秘密逃走。專制的暴政可以讓人在保持身份的情況下運用卑劣無恥和氣量狹窄的手段，魯菲努斯為還有一個令人厭惡的罪犯可以拿來犧牲而感到滿意。

在審理案情的過程中，他外表看來公正而且態度客氣，這使得塔提安產生了僥倖的心理，以為會受到君王的關愛。同時主席對他提出莊嚴的保證，甚至於用狄奧多西的名字發出神聖的誓言，這更加堅定了塔提安的信心。他最後被說服，終於寫了一封私函，將逃亡在外的兒子普羅庫盧斯召喚回來。普羅庫盧斯一回來立即遭到了逮捕，辨明身份後判決有罪，就在君士坦丁堡的郊區被斬首，像這樣倉促行事只會讓人對君主的仁慈感到失望而已。殘酷的法官根本不尊敬有執政官身份的元老院議員，無視他的痛苦和不幸，強迫他去觀看自己兒子的處刑。能置人死地的繩子緊緊繞著兒子的頸子，但此時他恨不得能速死以求解脫。塔提安獲得減刑，可以在貧窮和放逐中了斷可憐的餘生。他們父子受到的懲罰也許是事出有因，魯菲努斯基於野心不得不使出絕情的手段，現在既然目標已達成，那應該可以平息敵意了。但他讓人痛恨之處在於毫無審慎和公道之心，縱容自己趕盡殺絕的報復情緒，甚至把塔提安父子的家鄉呂西亞撤除羅馬行省的位階，使當地無辜的民眾蒙受恥辱。他甚至公開宣稱塔提安和普羅庫盧斯的鄉親，在帝國政府中不會獲得任何職位和權力。

東部的新任統領(魯菲努斯很快繼任敵手所空出來的職位)的習性並沒有任何改變，不會因為執行宗教的責任而放棄自己喪盡天良的罪惡，雖然在那個時代大家認為宗教信仰是獲得救贖的基本條件。他在卡爾西頓的郊區一個名叫歐克的地方，興建了規模極其宏大的莊園，為了表現自己信仰的虔誠，增添了一座宏偉的教堂，將其奉獻給使徒聖彼得和聖保羅。不斷有人在此祈禱和苦修，還有一個正規的僧侶團體，使得此地充滿聖潔的氣氛。他為了奉獻教堂和自己受洗，特別召開人數眾多的宗教會議，東部的主教全部參加，這兩個典禮都擺出極為豪華的排場。當魯菲努斯在聖水盆前滌盡所有的罪惡，有一個年老的埃及隱士非常冒失，竟然向這位態度傲慢且野心勃勃的政客提出意見，要成為他的教父。

狄奧多西的統治原則使他的大臣裝出偽善的面貌，盡量掩飾自己濫權的行為，有時還要拿捏分寸自我約束。魯菲努斯最關心的事，就是讓君王過著怠惰無為的生活，不要讓他受到軍國大事的干擾，因為他過去靠著過人的才華登基稱帝，如今也依然擁有治國的能力和服眾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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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於皇帝經常不在朝中，之後又過早逝世，使得魯菲努斯獨攬大權。他的個人聲勢凌駕於阿爾卡狄烏斯之上，專橫的統領把軟弱的年輕人視為自己的門生，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他根本不管輿論的批評，肆無忌憚任性而為，完全不知悔恨為何物。同時他那充滿惡意的強勢作風，使得任何事物只要不符合他的心意，即使能讓他獲得榮耀，使人民獲得幸福，也會一味反對。在他那墮落的心靈中，貪婪的慾望主宰一切，不惜用各種巧取豪奪的手法，盡情搜刮東部財富：魚肉人民的稅收，苞苴公行的貪瀆，金額高漲的罰鍰，喪盡天良的籍沒。除此之外，暴虐的統領用更改和偽造遺囑的方式，掠奪外鄉人或仇敵子女合法的遺產；他依靠在君士坦丁堡皇宮中那無法無天的權勢，把法庭的正義和權貴的包庇一併公開發賣；有野心的候選人要想在地方政府獲得官職和薪俸，就必須支付他的家產中最值錢的部分作為代價；不幸的人民要把生命和財產出賣給出手大方的買主。他有時會犧牲幾個不得人心的罪犯，來安撫公眾的不滿情緒，對他們的懲罰使得東部的統領、手下的同謀和判案的法官都有利可圖。

要是貪婪並非人類最盲目的慾念，那麼魯菲努斯的動機就會讓人感到奇怪，也就會引起我們的探索，到底是什麼原因會使他不惜違犯人道和正義原則，去累積如此巨額的金銀財寶？何況他不可能愚蠢到去盡情揮霍，也不可能不知道擁有這筆財富所帶來的危險。或許他懷有虛榮的念頭，一心一意為獨生女兒的利益打算，要把她嫁給皇家的門生，成為尊貴的東部皇后；或許他用看似很有道理的說法來欺騙自己，貪婪是達成野心的工具，他渴望將財富置於堅固且獨立的基礎上，不再依靠年輕皇帝善變的性格。但他忽略了達成這一目的要依靠軍心和民心，這就需要他慷慨地散發獎賞，而他在斂財的過程中犯下了許多罪行；同時魯菲努斯極為小氣吝嗇，大批不義之財只會給他帶來他人的指責和嫉妒，他的手下雖然為他辦事卻毫無忠誠之心，人民畏懼惹禍上身只能敢怒不敢言。

呂西安的下場等於向東部帝國宣告，統領辦理日常公務雖然沒有從前那樣勤勉不懈，但是採取報復行動不僅迅速積極，而且絕不心慈手軟。呂西安的父親是佛羅倫提烏斯統領，過去用高壓統治高盧，也是尤里安的仇敵，他把掠奪和貪瀆所得的財富留給呂西安繼承。呂西安花費了一部分遺產來結交魯菲努斯，贏得他的友誼和東方伯爵的高位。但這位新官員很不智地打破了宮廷的規矩，也可說是那個時代的準則，他等於用廉潔而溫和的仁政羞辱了他的恩主，因為他竟敢拒絕批准一件不公正的判案，這個案件是為了使皇帝的叔父獲得利益。阿爾卡狄烏斯很容易聽信小人之言，認為呂西安的行為是對他的侮辱，因而氣憤不已。東部的統領決定要親自對這位忘恩負義的代理人施加殘酷的報復。他馬不停蹄地從君士坦丁堡趕了七八百英里的路，在深夜進入敘利亞的首府安條克，引起整個地區一片驚慌和緊張。大家雖然不知道他的意圖，卻很清楚他的個性。

東部伯爵是15個行省的首長，卻像一個身犯重罪的犯人，被五花大綁帶到魯菲努斯法庭的前面。他的正直和廉潔不容置疑，也沒有任何人提出控訴，但呂西安卻幾乎沒有經過審訊就被判有罪，要接受殘酷和可恥的懲罰。這些暴虐的官員在主子的命令下，拿皮鞭抽打呂西安的頸部，用燒熔的鉛澆他的四肢，當他因椎心的疼痛而昏厥以後，就把他放在緊密掩蓋的舁床裡抬走，魯菲努斯不願讓市民看到他臨死掙扎的樣子。這個案件在城內引起了公憤，魯菲努斯專程趕來的唯一目的就是對呂西安實施極其殘酷的手段，他馬上在戰慄的群眾懷恨在心的詛咒聲中離去。他從安條克趕回君士坦丁堡，一路加快速度，希望不要有任何耽誤，好及時完成他的女兒和東部皇帝的婚事。


 三、權臣和豎閹的鬥爭以及立優多克西婭為後(395 A.D.)

魯菲努斯深有感受，一個明智的大臣必須善於利用君王的習性，將其當成強韌而無形的鎖鏈，把帝王牢牢束縛住，像俘虜一樣掌握在手中，因為善變又疲軟的君主，會趁著大臣不在時，把他的功勳一筆勾銷，至於恩寵的喪失更不在話下。當統領正在安條克大肆報復時，一些受寵的宦官在寢宮總管優特羅皮烏斯的指使下，暗中進行密謀活動，想剝奪他在君士坦丁堡皇宮的權力。他們發現阿爾卡狄烏斯並不喜愛魯菲努斯的女兒，並不是心甘情願要娶這位新娘，於是他們私下設計要用美麗的優多克西婭來取代她。優多克西婭是法蘭克人將領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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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兒，自從這位為帝國服務的將領過世後，她在普洛摩圖斯之子的家庭裡接受教育。年輕的皇帝受到家庭教師阿爾瑟尼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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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虔誠的照應，被嚴格地看管，過著純潔的生活。年輕的阿爾卡狄烏斯在聽到侍奉的宦官用充滿心機、奉承的言辭描述優多克西婭的美貌後，難免怦然心動，在看到她的畫像後，更是情難自禁。皇帝知道要把這份愛慕保密，不能讓大臣知道。雖然事關皇帝的幸福，但因為涉及大臣的利益，所以魯菲努斯一定會大力反對。

等到魯菲努斯回朝後，他向君士坦丁堡的民眾宣佈即將舉行皇家婚禮，安排了各種盛大的活動，用熱烈的歡呼來慶祝他女兒的洪福齊天。一個由太監和官員組成的迎親隊伍，擺出華麗而壯觀的排場，抬著送給未來皇后的鳳冠、禮服和名貴的飾物離開皇宮大門，莊嚴的行列通過城內街道，到處張燈結綵擠滿圍觀的人群。但當他們抵達普洛摩圖斯之子的住處時，宦官總管保持恭敬的態度進入府邸，把皇家的袍服授予了金髮雪膚的優多克西婭，引導她進入皇宮與阿爾卡狄烏斯舉行合巹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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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395年4月27日)。

這件對付魯菲努斯的密謀進行得如此順利，令身居高位的大臣感受到朝野對他的嘲諷，他所處的職位以奸詐和謊言構築而成，現在反受其害，因此感到更加痛苦。滿懷野心的宦官私下用女色迷惑君王獲得恩寵，贏得了勝利。魯菲努斯不僅氣憤更產生大難臨頭的恐懼，女兒遭受的羞辱與他息息相關，這傷害到了他的親情和自尊。就在魯菲努斯抱著自我炫耀的心情，即將成為國君的岳父，並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會有一大群皇家後裔時，竟讓在他的仇敵家中接受教育的異國女士進入皇家的寢宮。優多克西婭不僅用綺年美貌獲得年輕丈夫的專寵，更用她的理性和見識掌握了更大的權勢。皇帝聽從妻子不斷的勸告，要對受到打擊但依然擁有巨大權勢的臣民，保持高度的警惕心，為防反噬應先下手根除。魯菲努斯知道自己犯下滔天大罪，已經喪失一切希望，就是退休也無法過安全而舒適的生活。但他仍舊掌握了力量強大的工具，可以保護自己的職位，鎮壓敵人的蠢動。統領對東部帝國政府無論在軍事或民政方面，都擁有無可匹敵的勢力，同時他要是決心運用他的金錢，只要是一個被逼上梁山的政客所能想像到的所有暗中企圖，無論是為了滿足他的自尊、野心還是報復，都能花錢買到合適的工具。就像被人指控的那樣，魯菲努斯暗中陰謀反叛他的君王並想要取而代之，他秘密邀請匈奴人和哥特人入侵帝國的行省，增加社會的混亂情勢。奸詐的統領把一生都花在宮廷的鉤心鬥角上，用同樣的武器來對付宦官優特羅皮烏斯的鬼蜮伎倆。然而現在怯懦的魯菲努斯感到驚慌失措，一個無法抗拒的對手懷著不懷好意前來，他就是名震天下的將領斯提利科——西部帝國的主人。


 四、斯提利科以兩個帝國的保護人自居(385—408 A.D.)

詩人是天賜的恩典，被用來歌頌英雄的成就，過去阿喀琉斯獲得荷馬的青睞，讓亞歷山大極為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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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斯提利科也能享有這種殊榮，這在天才和藝術都已告衰微的狀況下，是極其難得的事。克勞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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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詩興大發時，通常就用詩來指責魯菲努斯和優特羅皮烏斯這些仇敵，他們的罪惡罄竹難書；同時用華麗的辭藻，描繪權勢驚人的恩主獲得光榮的勝利和卓越的成就。回顧那個無法供給可信史料的時代，我們可以拿霍諾留的編年史作為例證，都是當代作者一些抨擊誹謗和奉承的頌詞，但像克勞狄安所處的環境，他不僅是詩人而且是宮廷近臣，照說在寫作方面能夠具有更大優勢。有些學者認為有必要將虛構或誇張的詩句，轉變成敘述真正史實的散文。但後來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為了使斯提利科的家庭不要受到無謂牽連，這倒可以拿來當成有用的證據。因此，他的贊助人既不可能也毫無必要大肆吹噓祖先的光榮事跡，只簡略提到他的父親是蠻族騎兵隊的軍官，在瓦倫斯的麾下服務，這位將領雖然長期指揮羅馬軍隊，然而他的先世是野蠻而不忠的汪達爾人部族。要不是斯提利科在體能和身材方面有驚人的優點，這位自負的吟遊詩人也不可能當著數千名觀眾的面，毫不猶豫地肯定表示，他在各方面已經凌駕於古代半人半神的英雄之上。斯提利科無論在何處都邁開大步前進，當他通過首都的街道時，驚訝的群眾會讓路給這位陌生人。無論參加任何私下的聚會場合，他都會展現出一個英雄的懾人威嚴。他年輕時就嚮往軍旅生涯，憑著審慎的策劃和英勇的行動，在戰場屢建奇功，出人頭地。東部的騎士和弓箭手對他的技術讚不絕口，每次軍隊陞遷，他都受到大家的推舉，因而受到君主的器重。開始時怕他功高震主，但事後證明他忠心耿耿，皇帝因而深慶得人。狄奧多西派遣他代表帝國與波斯國王簽訂莊嚴的和平條約，他果然不負所望，能夠維護羅馬帝國的威嚴。返回君士坦丁堡後，皇帝為了獎勵他的功勞，賜予皇室聯姻的光榮，從此與皇室建立親密的姻親關係。狄奧多西基於手足之情，收養弟弟霍諾留的女兒。塞妮娜
[158]

 在善於逢迎的宮廷，以容貌美麗和知書達理受到大家稱許，斯提利科在眾多的角逐者中脫穎而出，經過激烈競爭，獲得公主的垂愛和皇帝的首肯。
[159]

 身為塞妮娜的丈夫，斯提利科保證會效忠於帝座，他憑著精明的才幹和無畏的英勇，會盡心盡力協助皇帝登基。

他按部就班向上擢升，從騎兵將領、宮廷伯爵，一直到羅馬帝國或至少是西部帝國所有步兵和騎兵的主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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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始終保持重視功業勝於金錢的軍人本色，更不會中飽士兵的薪餉和賞金，盡量讓每個人都能享用國家給予的恩惠。
[161]

 他後來保衛意大利的安全，對抗阿拉裡克和拉格達蘇斯的大軍，展現出指揮若定和英勇無敵的用兵才能，他所建立的功業令他的名聲傳遍羅馬世界。在這樣一個時代，羅馬將領屈從居於高位的君王，很少在意榮譽和尊嚴的法則，以致不能把軍事的天才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普洛摩圖斯既是他競爭的對手，也是多年的好友，好友受到的謀害使斯提利科感到極為痛心，決心施展報復的手段。詩人提到他屠殺了數千名逃走的巴斯塔奈人，以祭奠普洛摩圖斯的在天之靈，就像阿喀琉斯拿血腥的犧牲奉獻給帕特洛克拉斯(Patroclus)的亡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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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提利科的功業和勝利使魯菲努斯產生忌恨，所幸塞妮娜有良好的人脈和高度的警覺，保護她的夫婿免遭國內仇人的陷害。否則，當他在戰場征服帝國敵寇時，誹謗的伎倆可能已經得逞。狄奧多西一直支持邪惡的大臣，由於魯菲努斯極為勤奮，就委派他負責宮廷的事務和管理東部的政府。但是當狄奧多西揮軍擊滅尤金尼烏斯僭主時，卻靠忠誠的將領協助，獲得了困苦而光榮的內戰勝利。在生命最後的幾個月，垂死的國君指派斯提利科負責照顧他的兒子和整個帝國。斯提利科具有旺盛的進取心和統御軍隊的能力，完全可以勝任這一重要工作。在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尚未成年時，斯提利科主要是承擔東西帝國的防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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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政後所採取的措施，把他的指揮的活力和進取的精神展示給所有民族知曉。他在隆冬季節越過阿爾卑斯山，沿著萊茵河順流而下，從巴西爾的堡壘到巴塔維亞的沼澤，一路巡視各地區的守備狀況，壓制日耳曼人蠢蠢欲動的情勢。他沿著河岸建立穩固而光榮的和平以後，用難以置信的速度趕回米蘭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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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諾留本人和整個朝廷全都聽命於這位西部的主將，歐洲的行省和軍隊也毫不猶豫地服從他的權威，但在名義上他依然遵奉年幼的君王。兩位對手(魯菲努斯和優特羅皮烏斯)仍然對斯提利科的權力嫉恨有加，難免激起他的報復心理。在阿非利加，摩爾人吉爾多還能保持傲慢而危險的獨立；君士坦丁堡的大臣則統治著東部的君主和帝國。


 五、斯提利科制裁權臣引起兩個帝國的爭鬥(395 A.D.)

斯提利科就像皇家兄弟的監護人一樣毫無偏袒之心，按照規定將先帝的兵器、珠寶以及華麗的衣物和擺設，公平地分給他們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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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產裡最重要的部分，包括羅馬人或蠻族組成的數量龐大的軍團、各支隊和騎兵分隊，在內戰期間都集結在狄奧多西的旗幟之下。歐洲和亞洲數量龐大的軍隊，過去只對這位君王產生敬畏之心，現在因為摩擦而激起強烈的怒氣，斯提利科靠著嚴格的紀律保護市民的土地，不致受到驕縱的士兵任意的掠奪。現在意大利駐紮了太多戰力強大的部隊，這種狀況只能適用在帝國的邊疆。雖然他急著處理，以解除心腹大患，但他又發現，握有這些部隊正可用來對付阿爾卡狄烏斯的大臣，因此公開宣佈他要再度領導東部的部隊，並巧妙利用日耳曼將會發生動亂的謠言，以掩飾自己的野心以及報復的圖謀。當傳來斯提利科正向皇宮接近的消息時，惡貫滿盈的魯菲努斯立刻提高了警覺，知道以對方對他的敵意，絕不會善罷甘休。一旦讓他進入皇宮，自己注定前途渺茫，因此更增加了恐懼之心。現在他獲得安全的唯一希望，是運用阿爾卡狄烏斯皇帝的權勢進行干預。

斯提利科沿著亞得裡亞海岸行軍，快抵達帖撒洛尼卡時，接到一件緊急公文，命令他將東部的部隊調回去，同時宣稱要是他再繼續前進，就是對君士坦丁堡的宣戰。西部的主將出人意料地很快從命，這是為了讓世人知道他的忠誠和節制，何況他已經獲得了東部軍隊的愛戴，完全可以把血腥的圖謀托付於他們的熱誠，而趁著他不在現場時下手，也可以減少危險、免遭指責。斯提利科讓哥特人蓋納斯指揮東部的部隊，相信這位年輕的蠻族一定會聽命行事，絕不會因畏懼和後悔而改變他的意圖，定能輕易說服士兵懲處斯提利科和羅馬的敵人。魯菲努斯的罪行早已是人神共憤，要致他死命的秘密流傳開來，有數千人知曉，但是從帖撒洛尼卡到君士坦丁堡城門的長途行軍中，卻始終沒有洩密。他們決定要先用奉承的態度滋長他的傲慢之心，然後再奪取他的性命。野心勃勃的統領上了大當，以為已經與實力強大的協防軍講好條件，他們會把皇冠放在他的頭上。但等到他散發金庫的錢財時，卻因為行動過於遲緩而帶著很勉強的態度，使得氣憤的軍隊在接受時，不但不感激反而認為這是一種對他們的侮辱。

在距離都城約1英里的地方，從西部回來的部隊在赫布多蒙皇宮前的戰神訓練場駐紮，皇帝以及大臣按照古老的習慣，對於支持帝座的力量表示歡迎之意(公元395年11月27日)。魯菲努斯隱藏天生那副傲慢的姿態，裝出慇勤有禮的模樣，沿著隊列向前走過。此時部隊兩翼慢慢從左右合攏，這位注定要送命的受害人被圍在圈子中間。就在他反應過來時，蓋納斯已發出動手的信號，一個站在前面的士兵大膽地用劍刺進統領胸膛，魯菲努斯倒在面無人色的皇帝腳前，不住呻吟，然後很快死去。如果一剎那的痛苦能償還一生的罪惡，要是受到暴行摧殘的屍首能成為憐憫的對象，那麼伴隨著魯菲努斯被謀殺的恐怖情況，就會最大地激發我們的人道思想。血肉模糊的屍體被拋棄在當地，留給從城市四面蜂擁而來的群眾，他們為了洩憤，不分男女都在踐踏殘餘的遺屍。想起從前這位倨傲的大臣只要蹙額不悅，就會讓大家渾身戰慄不已。他的右手被人砍下來帶著通過君士坦丁堡的大街通衢，這對於貪婪的佞臣強索錢財的行為真是最殘酷的嘲笑。他的頭顱被插在一根長矛的矛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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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舉並公開示眾。按照希臘共和國的野蠻規定，無辜的家人都要分擔他的罪行所帶來的懲罰，但宗教的影響力使魯菲努斯的妻子兒女受惠匪淺，他們的安全受到聖殿保護免於暴民的危害，獲得允許平安地隱退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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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餘生奉獻給基督教的宗教活動。

斯提利科的詩人還是免不了當時的習性，帶著獰笑頌揚正義的行動，然而這種恐怖的手段，已經違反自然和社會的法則，侵犯了君主的尊嚴和權威，重新樹立了軍隊跋扈不法的危險先例。克勞狄安沉思宇宙的秩序與和諧，滿足於神明的存在，但是惡行免於懲罰的風氣勃然興起，顯然與倫理的本質相違背；魯菲努斯遭遇的下場驅除了詩人心中對宗教產生的疑慮，這種行為可以證明上天的報應疏而不漏，但是對人民的幸福並沒有多大貢獻。

不到三個月，皇宮就發佈了一封很特殊的詔書，等於把新的處理方式通知大家。宮廷對於魯菲努斯的家產有獨佔的權力，東部帝國的臣民不得任意妄為據為己有，否則一定嚴懲不貸。這樣一來，過去受到貪婪佞臣傷害的民眾，再也無法找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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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提利科謀殺他的敵手卻並沒有獲得希望得到的成果，雖然報復之心已經獲得滿足，但是政治上的企圖沒有達成。軟弱的阿爾卡狄烏斯只能提供名義上的統治，他需要一個寵臣來幫助他實行實際的統治。宦官優特羅皮烏斯擅長逢迎的手段，得到他家人一般的信任，選擇他是很自然的事。皇帝想到個性剛強才氣很高的斯提利科，內心驚慌不已，頓生厭惡之感。同時蓋納斯的武力和優多克西婭的魅力，也都成為皇宮寢宮總管的助力，他們對彼此的權力分配已達成共識。不忠不義的哥特人被任命為東部的主將，毫無顧忌地背叛了恩主的利益。就是剛剛殺害斯提利科仇敵的部隊，也開始反對他的政策和構想，支持君士坦丁堡的君王擁有獨立自主的權力。阿爾卡狄烏斯的佞幸醞釀著永無止息的無形的戰爭，用來對付實力強大的英雄。他一直渴望將羅馬的兩個帝國，以及狄奧多西的兩個兒子，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由他來統治也由他來護衛。他們非常努力地在暗中進行各項陰謀活動，目的是要剝奪皇帝對他的器重、人民對他的尊敬和蠻族對他的友誼。斯提利科一生之中，多次受到僱傭殺手的行刺。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下達敕令，宣稱他是國家的公敵，他在東部行省龐大的產業全部被充公。此時的帝國已經到達登峰造極之境，所有的民族都逐漸產生聯繫，成為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的臣民。在這個最緊要的關頭，羅馬人的名聲要想延續下去，免遭毀滅的命運，唯一的希望是靠著各民族的精誠合作和相互支援。然而他們受到各自主子的影響，相互視為路人和仇敵，抱著幸災樂禍的心理看待對方的苦難，把蠻族當成推心置腹的盟友，同時鼓勵他們入侵自己同胞的疆域。意大利的土著受到影響，藐視拜占庭的希臘人，認為他們奴性太重過於軟弱，指責他們模仿羅馬元老院議員的穿著，僭用他們的地位和權勢。希臘人從來沒有拋棄仇恨和輕蔑的心態，他們文雅的祖先自古以來，一直這樣看待西部粗魯的居民。兩個政府的隔閡很快使兩個民族形同陌路，這也證實了我對拜占庭歷史抱持質疑態度的想法很正確。他們毫無間斷地相互指控，霍諾留的統治極為羞辱可恥，使人難以忘懷。


 六、吉爾多在阿非利加的叛亂和暴政(386—398 A.D.)

行事謹慎的斯提利科對於反對他掌控政府的君王和人民，並沒有堅持使用武力來改變他們的態度，他很明智地不再理會阿爾卡狄烏斯，把他丟給那些一無是處的佞幸。雖然他表現出卓越的軍事素養和能力，但是為了善盡大臣的職責，不願挑起兩個帝國陷入內戰之中。然而如果要斯提利科再忍受阿非利加的反叛，那就等於是把首都的安全和西部皇帝的尊嚴，完全委付給善變無禮的摩爾人叛徒。吉爾多
[169]

 是僭主菲爾穆斯的弟弟，在羅馬軍隊長期服役並建立了功勳，晉陞到伯爵的高位。皇帝為了獎勵他的忠誠，就把因菲爾穆斯謀逆而失去的巨大家產，全部發還給他。狄奧多西的宮廷政策不當，採用了隱患深重的權宜做法，為了與有勢力的家族建立利害一致的關係，因此支持他們擁有合法的政府權力。宮廷授予弗爾繆斯的弟弟在阿非利加的軍事指揮權，這激起了他僭奪司法和財務權力的野心，從此以後無賬目可以稽查，也沒有制衡他的力量。在12年的統治期間，他的官位從未動搖，除非不怕引起內戰，不然沒人敢調動他的職務。

阿非利加的行省多年來一直在暴君的管轄下呻吟不已，他與毫無人性的外鄉人沆瀣一氣，對地方上的黨派帶有偏見和憎惡之心，把徒具形式的法律拿來當作害人的手段。戰慄的客人被邀請前來與吉爾多共餐，要是表現出畏懼的樣子，就會讓他產生懷疑並激起暴怒，大聲呼叫手下把來客拖走處死。吉爾多縱情於貪婪和色慾中而不能自拔，要是他白天讓有錢的富豪面無人色，到了夜晚就會使丈夫和父母驚慌不已。許多年輕貌美的妻子和女兒都被僭主拿來滿足獸慾，事後還被用來犒賞那群兇惡的蠻族和殺手，他們都是一些生長在沙漠的黝黑土著，吉爾多認為他們是保護自己王座唯一值得信任的衛隊。

狄奧多西和尤金尼烏斯在內戰期間，阿非利加的伯爵作為阿非利加實際上的統治者，竟然保持傲慢的態度和啟人疑竇的中立，對於鬥爭的雙方拒絕用部隊和船隻加以援助，期望在雙方未來的命運決定後，再與戰勝者建立虛有其表的聯盟關係。像這樣的態度當然會使羅馬世界的主子感到不滿，但是狄奧多西之死以及其子接位後的懦弱和混亂，只得任由摩爾人的勢力坐大。吉爾多拒絕戴上冠冕稱帝已經自認受了委屈，何況為了證明他的順從，仍繼續以穀物作為慣常的貢金或津貼供應羅馬。帝國每次劃分疆域，阿非利加的五個行省總是維持不變被指派給西部，吉爾多對於用霍諾留的名義統治廣大的區域也能感到滿意，但是等他瞭解到斯提利科的作風和企圖，馬上向距離更遠而且實力較弱的君王表達輸誠之意。阿爾卡狄烏斯的大臣願意接受不忠叛賊的投效，他們抱著不切實際的希望，以為可以使東部帝國增加阿非利加為數眾多的城市。吉爾多引誘東部大臣承認他對阿非利加的主權，但是他們無法用武力來支持，而且他所提的理由也不能自圓其說。

當斯提利科義正詞嚴地答覆拜占庭宮廷的要求以後，就在元老院的法庭上正式指控阿非利加的暴君。過去這裡曾審判過世間的君王和敵國，在經歷這麼多年的辛酸之後，只存在於記憶中的共和國在霍諾留的治下復活。皇帝將省民控訴的細節詳情和吉爾多的罪行有關條文咨會羅馬元老院，古老議會的成員根據這些材料公開譴責叛徒，一致表決通過宣佈吉爾多是國家的敵人。元老院的敕令使羅馬人的動武不僅合法，而且更帶有神聖的意味。一個民族仍舊記得他們的祖先是世界的主人，正是因為他們抱著這種傳統的想法，所以對象徵古代自由權利的舉動帶著不由自主的驕傲，發出歡呼之聲，而在其他的民族看來，可能一塊麵包也要比所謂的自由和偉大實際得多。羅馬的存在依賴阿非利加的收成，要是宣戰很顯然會帶來饑饉。敘馬庫斯郡守在元老院召開會議討論，把他的憂慮向大臣提出警告，報復的摩爾人很快就會禁止穀物外運，飢餓的民眾會引發大規模的暴亂，威脅到都城的寧靜和安全。辦事細心的斯提利科為了解決羅馬人民的困難，早已想好了萬全之計，毫不拖延地著手進行。大量可以及時供應的穀物儲存在高盧內陸行省，裝船以後順著羅訥河的急流向下航行，然後再用方便的海運送到台伯河。在整個阿非利加戰爭期間，羅馬的倉庫始終維持滿溢的狀況，首都的尊嚴也免遭受羞辱，人煙稠密的群眾保持平靜的情緒，對於和平與富裕充滿信心。


 七、阿非利加的戰事和吉爾多兄弟的敗亡(398 A.D.)

斯提利科把解決羅馬的困難和指揮阿非利加的戰爭托付給一個將領負責，他滿腔熱血地計劃採取行動，以向暴君尋求報復。吉爾多和馬西澤爾
[170]

 都是納巴爾的兒子，兩人不和，已無法保持手足親情，雙方引發了致命的口角。篡奪者忌憚幼弟的英勇和才幹，在無法控制的狂怒之下非取他性命不可。馬西澤爾勢單力薄，只有到米蘭宮廷尋找庇護，緊接著不幸的消息傳來，說是他兩個無辜的兒子竟被暴虐的伯父謀害，痛苦的父親只有等待報仇的機會。斯提利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心，已著手集結西部帝國的海運和軍事戰力，若暴君發起戰爭，他決定要親自率軍進擊。但意大利需要他坐鎮，否則會危及帝國邊區的防備。他經過仔細考量後，判斷最合理的方案是讓馬西澤爾負責指揮此大膽的冒險行動。讓他率領經過挑選久經戰陣的老兵，這些人過去在尤金尼烏斯麾下服務，組成的部隊有約維烏斯、海克留斯和奧古斯坦軍團，以及涅爾維安協防軍。這些士兵的旗幟都有獅子的標誌，部隊的名稱也都取諸如「神明保佑」和「所向無敵」之類的吉祥話。他們曾讓世人知曉，他們能夠顛覆也能保衛篡奪者的寶座。但整體而言，組成的兵力很少且徵兵困難，派出的7個隊
[171]

 在羅馬的軍隊中位階很高又享有盛名，可以上陣的總兵力一共是5000人。
[172]



艦隊由戰船和運輸船組成，從托斯卡納的比薩港出發，在暴風雨的氣候裡航向卡普拉裡亞島。這個地方最早的居民都是野山羊，現在被一群陌生的野蠻人佔領，成為殖民區。

整個島嶼(那時有見識的旅客這麼說)都是人，也可以說被這些人所污染，他們都在逃避人生。這些人稱自己為僧侶或遁世者，害怕獲得好運道，因為會產生失去的憂慮。他們情願過最惡劣的生活，因為即使之後陷入不幸的境地也不過如此。他們的抉擇怎會如此荒謬絕倫!想法怎會如此有違常情!身為人類，他們不願為非作歹，但也無法施予善行，處於悲哀的瘋狂狀況。如果他們的行為不是出於病態，那就是自覺有罪而產生的後果。這些苦惱的人士對自己的肉體施加酷刑，就像用法律的手施加於逃亡的奴隸身上的痛苦一樣。
[173]



以上是一個異教徒官員對卡普拉裡亞的僧侶非常不客氣的批評。虔誠的馬西澤爾感化他們選擇為神服務的道路，有些人為他的乞求所說服，登上艦隊的船隻，看到羅馬將領無分日夜都在祈禱、戒齋和唱讚美詩，感到欽佩不已。信仰虔敬的領導者獲得這些生力軍後，更增加了勝利的信心。為了避免科西嘉危險的巖岸，就沿著撒丁尼亞的東岸航行。為了抗拒暴烈的南風，船隻在卡利亞里寬廣的海灣裡拋錨，距離阿非利加海岸只有140英里。
[174]



吉爾多準備運用阿非利加的全部力量對抗入侵，羅馬士兵的忠誠令人疑慮，他費盡心思加以鞏固，非常慷慨地贈送他們禮物，同時做出了很多承諾；對於加埃圖裡亞和埃塞俄比亞距離遙遠的部落，也用這種方式吸引他們加入陣營。他很自負地檢閱一支7萬人的大軍，很傲慢無禮地誇口說他的騎兵數量之多，馬匹飛奔所激起的沙石，就足以把馬西澤爾那支來自寒冷地區的高盧和日耳曼土著
[175]

 所組成的部隊陷在熾熱的黃沙裡，但這種臆測只會給他帶來恥辱。指揮霍諾留軍團的這個摩爾人，對於自己同胞的伎倆實在太瞭解，毫不擔心這批赤裸身體的烏合之眾。他們沒有盾牌，全靠左臂拿一個斗篷來保護，等到用右手投出標槍以後，就完全沒有武器可用了。他們的馬匹沒有受過訓練，很難控制，也不服從韁繩的引導。馬西澤爾率領5000名老兵面對佔有數量優勢的敵軍，紮下營寨等候三天後，下達全面接戰的號令。
[176]

 他縱馬走到敵人陣線前，向他們提出優厚的條件以獲得和平並且赦免他們。他迫近位於最前面的掌旗手，那是一名阿非利加人，當對方拒絕屈從時，他用劍斬斷這位掌旗手的手臂，一擊之下，手臂和旗幟都掉落到地面。這種看起來像是降服的動作，很快使戰線上所有的旗幟相繼傚法，就像是接到投誠的信號一樣，所有反正的支隊全部呼叫合法統治者的名字。蠻族為羅馬盟軍的陣前起義感到驚惶不已，依照他們固有的習性，一哄而散趕快逃走，馬西澤爾在沒有流血的狀況下，輕易贏得了勝利的光榮。
[177]



暴君從戰場逃到海岸，登上一艘小船，希望能安全抵達東部帝國一些友善的港口，但是碰到頂頭風把船吹回塔布拉卡港口
[178]

 。這件事很快讓其餘的行省知道，這裡屬於霍諾留的疆域，也是他的部將所管轄的地區。當地居民為了顯示他們的悔過和忠誠，就把吉爾多抓住，將其關在地牢裡。他陷於絕境之中，卻能夠免於報復的酷刑，是因為要把他交給過去受到傷害而現在已獲得勝利的弟弟。
[179]

 阿非利加的俘虜和戰利品都呈獻在皇帝腳前，斯提利科雖然獲得莫大成功，但認為整個事件要依共和國的法律來處理，就將惡名昭彰的罪犯交給羅馬元老院和人民，
[180]

 由此可見他那溫和與誠摯的一面。審判按照莊嚴的程序公開進行，法官運用過時且不切實際的條文，以中斷供應羅馬人民生存所需糧食為名，判處這位阿非利加的官員死刑。皇家大臣想借此機會壓搾富裕而有罪的行省，最有利的方式是牽連更多人員成為吉爾多的共犯。霍諾留曾下了一道詔書，用來阻止告密者惡意羅織陷人入罪的勾當，然而過了10年後，又頒布了一封與之前截然相反的詔書，追查以往涉及叛亂的黨徒，要求知情人員出面揭發其所犯罪行。暴君的追隨者要是能逃過士兵的殺害和法官的判罪，那麼在得知他的兄弟馬西澤爾的不幸下場後，應該感到莫大的慶幸，因為這些人絕不可能獲得他的寬恕。馬西澤爾完成重要戰爭後的那年冬天，在米蘭宮廷接受大聲的讚美、表面的感激和私下的嫉妒。
[181]

 他的死亡表面上看是意外，但實際卻應歸之於斯提利科的罪行。摩爾王子陪伴西方主將經過一座橋樑時，突然從馬背上摔到河裡，隨從為獻慇勤急忙趕上去，這時他們看到斯提利科的臉上掛著殘酷而邪惡的笑容，於是全部停下來，不敢給予援救，眼看著不幸的馬西澤爾被淹死。
[182]



阿非利加的凱旋使得霍諾留皇帝的婚事喜上加喜，新娘是表妹瑪麗亞，也就是斯提利科的女兒。門當戶對的聯親使權勢熏天的大臣獲得了更高的權力，成為了皇帝的岳父。克勞狄安在這個喜氣洋洋的日子寫出美妙的詩篇，用鮮明活潑的筆調歌頌皇家新人的幸福，英雄的偉大事業穩固了帝國和帝座。希臘的古老神話涉及信仰的虔誠已很久無人使用，在詩人的天才火花之下重新出現。塞浦路斯的樹叢用來祝福白頭偕老和愛情永固，維納斯從家鄉的海上滿面春風翱翔而過，把溫馨的氣氛散佈到米蘭的皇宮。無論在什麼時代，神話故事的愉悅和歡樂都能在我們的心田引起共鳴。克勞狄安在他的文字中表現出了年輕君王的戀愛激情，但美麗的妻子(要是她配得上用美麗來讚許的話)卻對夫君的激情既無所畏懼，也不抱希望。霍諾留只不過14歲而已，新娘的母親塞妮娜運用手腕以及婉言勸說，延遲皇家新人的圓房時間。

瑪麗亞當了10年的妻子，死時還是一個處女，皇帝之所以保持獨身是因為個性冷漠，加上體質非常虛弱。臣民只要研究一下國君的個性，就會發現霍諾留缺乏感性，更能知道他毫無才能，不僅身體軟弱疲憊，而且精神萎靡不振，難以負起君王的重責大任，無法享受少壯年齡的歡樂生活。他在幼年時代還經常練習騎射等軍事項目，但後來將過於勞累的活動全部放棄。身為西部的君王，竟以飼養家禽自娛，
[183]

 且認為這是日常事務中最緊要的工作，反把統治帝國的大事托付給經驗豐富的斯提利科。

歷史的經驗會支持這樣的懷疑：一個生於帝王之家的君主所受的教育程度，有時候比起他的國土中最卑賤的農夫還要差。有野心的大臣容許他長大到成人的年齡，但不願激起他的勇氣和熱情，也不願擴展他的眼界和知識。
[184]

 霍諾留之前的皇帝們習慣親冒矢石，最不濟也會親臨指揮來激起軍團奮勇殺敵的精神，從一位皇帝出行的時間規律，可證實他那積極的活動遍及羅馬帝國的行省。但狄奧多西的兒子在怠惰和慵懶的日子裡度過一生，把自己當成宮殿的俘虜和國家的來客，對國家的存亡抱著事不關己的漠然態度，一再忍受蠻族的入侵，最後終於遭到顛覆，而他就像一個旁觀者坐看西部帝國滅亡。這28年的統治形成一部驚天動地的歷史，但根本無須提到霍諾留皇帝的名字。


 第三十章 哥特人反叛 大掠希臘後，在阿拉裡克和拉達蓋蘇斯率領下兩度入侵意大利 斯提利科擊退蠻族 日耳曼人蹂躪高盧 君士坦丁王朝在西羅馬帝國被篡奪的狀況 斯提利科被迫亡身(395—408 A.D.)


 一、哥特人的反叛及希臘慘遭蹂躪(395—397 A.D.)

羅馬臣民若還未忘記狄奧多西大帝的功業，就會知道，過世的皇帝為了支撐脆弱而腐朽的帝國，曾花費了多大的苦心經營。他是元月去世，該年冬天尚未結束時，哥特人就已完成了發動戰爭的準備。蠻族的協防軍打起獨立自主的旗號，公開要與羅馬為敵，他們凶狠的內心念念不忘要揭竿而起。他們的同胞受制於上一個和約的條件，想過平靜和勤奮的生活，卻招來欺詐和災禍。他們聽到號角聲，就放棄農莊，全副熱情拿起過去被迫丟下的武器。多瑙河的天塹已經完全向他們敞開，通行無阻，野性未泯的西徐亞武士從森林出發，那個格外嚴寒的冬天就像詩人所說：「他們拉著沉重的大車，在寬闊而凍結的冰層上，輾過曾經怒濤翻滾的河流。」位於多瑙河南岸行省的那些不幸土著，在過去20年中一直忍受著苦難的折磨，幾乎已經刻入他們的腦海最深處。形形色色的蠻族隊伍打著哥特人光榮的名號，縱情任性地散佈在從達爾馬提亞的森林邊一直到君士坦丁堡城牆的廣闊空間中。
[185]



哥特人從審慎而又慷慨的狄奧多西手裡獲得的年金有時會停止發放，再不然就是減少數量，這成為他們叛亂的借口。而由於他們對狄奧多西不知戰陣為何物的兒子抱著輕視的態度，在受到這種侮辱時就變得更為憤怒。同時阿爾卡狄烏斯的大臣不僅軟弱無能，而且食言多變，更加激起哥特人憎恨之心。魯菲努斯經常拜訪蠻族的營地，為了討好他們，故意帶著他們的武器，模仿他們的衣著，這些都成為他通敵的證據。人們後來發現，蠻族不知是出於感激還是策略的動機，雖然到處燒殺破壞，但是對於失去民心的統領的私產，還是會手下留情。

哥特人的行動不受他們酋長的驅使，現在都聽從阿拉裡克的指揮，因為這些酋長為他們盲目而固執的情緒所驅使，不像阿拉裡克英勇過人而又足智多謀。這位顯赫的領袖出身於巴爾蒂人高貴的門第，
[186]

 只對阿馬利人的皇室地位表示順服。他要求擁有羅馬軍隊的指揮權，在遭到拒絕後，激起他滿腔怒火，顯示出宮廷的極度愚蠢和重大失策。雖然心存奢望要攻佔君士坦丁堡，但明智的將領立即放棄這種不切實際的打算。阿爾卡狄烏斯皇帝身處離心離德的宮廷和心懷不滿的人民之中，對哥特大軍的聲勢感到極為驚懼。城市中雖然缺乏高明的將才和英勇的部隊，但不論是陸地還是海上的防禦工事，都使得蠻族投擲的標槍完全失去作用。色雷斯和達契亞毫無反抗餘地，而且已經殘破不堪，阿拉裡克不願再在那裡肆意蹂躪，決定要進攻那些迄今未受戰火摧殘的行省，以便在名聲和財富方面都能得到豐碩的收穫。
[187]



安提奧庫斯以執政官頭銜出任總督，與他備受尊敬的父親相比真是虎父犬子；而吉隆提烏斯指揮行省的部隊，讓他執行暴君欺壓民眾的命令，倒是綽綽有餘，但要說憑著勇氣和能力來防衛國土，只靠著天然的險阻而無人為的工事，實在是力有不逮。魯菲努斯將統治希臘的軍政大權授予這樣一些官員，等於把古代的民主和學術中心拱手讓給哥特侵略者。阿拉裡克越過馬其頓和色薩利的平原，根本沒有受到任何抵抗，很快到達奧伊塔山脈的山麓，崎嶇不平而又森林密佈的高地，使得騎兵部隊很難通過。整個山脈順著海岸由東向西延伸，在懸崖和馬利亞灣之間留下300英尺寬的間隙，有的地方縮小到只剩一條羊腸小道，僅供成單行的運輸車隊通過。溫泉關是險要的狹窄隘道，列昂尼達斯和300名斯巴達人在此英勇捐軀。
[188]

 只要有作戰經驗豐富的將領，就可以仗著地形之利，拒止或掃滅哥特人的入侵。或許能在這個神聖的地點，從墮落的希臘人心胸之中激起戰陣之勇的火花。

然而配置在溫泉關擔任守備的部隊，根本沒有接戰就奉命撤離。阿拉裡克在毫無阻礙的狀況下迅速通過，維奧蒂亞和福基斯肥沃的土地立即被蠻族的洪流淹沒，蠻族屠殺能服役的及齡男子，從烈火沖天的村莊裡擄走美貌的婦女，掠去戰利品和牛群。幾年以後，前往希臘遊歷的旅客，很容易就能發現哥特人行軍經過所留下的深印人心的斑斑血跡。底比斯之所以倖存，不是靠著七個城門的防禦力量，而是阿拉裡克無法久待，他急著去佔領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這個重要的港口。也是基於這個原因，他不願曠日持久地圍城以免帶來危險，所以提出條件接受他們的降服。等到雅典人聽到哥特人前鋒已經抵達的聲音，很容易就被說服交出他們大部分的財產，當作密涅瓦之城和所有居民的贖金。在雙方舉行莊嚴的宣誓後，雅典人忠實履行應盡的義務，允許哥特君王帶一小隊經過挑選的隊伍進入城中。他讓自己盡情地在浴場裡洗滌，感到全身無比的輕鬆，還接受了官員安排的豪華飲宴，很高興能夠表現出自己的行止，以證明自己並非對於文明社會的禮儀一竅不通。
[189]



但是阿提卡整個地區，從蘇尼烏姆海峽到邁加拉，由於他懷著惡意到來而受到摧殘。若用當代一個哲學家的話來做比喻，雅典本身就像被殺的受害者所遺留的空皮囊而已。從邁加拉到科林斯的距離不超過30英里，所謂的「壞路」無法讓敵人通行，也不過說說罷了，實際上走起來很方便，現在的希臘人仍照樣使用。奇西隆山濃密而幽暗的森林覆蓋著內陸地區，賽翁尼安的山巖逼近水際，上面蜿蜒著狹窄道路，濱臨海岸有6英里的長度，不論在任何時代，若讓敵人通過這段山巖都是可恥的事。接著是科林斯地峽，只要一小部意志堅定且英勇無畏的士兵，就能成功守衛暫時構成的防線。這段五六英里的塹壕可連接愛奧尼亞海和愛琴海，伯羅奔尼撤的城市對於天然的防壁信心十足，使他們完全不考慮本身古老的城牆。羅馬總督的貪婪耗盡了所有資源，把不幸的行省出賣給敵人。科林斯、阿爾戈斯和斯巴達毫無抵抗，就屈服在哥特人的武力之下，所幸居民免於遭受屠殺，只是眼睜睜看著家人被擄為奴，城市被大火吞噬。
[190]

 蠻族在搬走瓶甕和雕像時，完全看所用材料是否貴重，根本不考慮藝術價值。女性俘虜降服在戰爭的原則下，享受美色是英勇的報酬，希臘人也沒有理由抱怨，從英雄時代的例證來看這是公正的行為。
[191]

 這個不同凡響的民族，他們的後代看待英勇和訓練，就像斯巴達人當年瞧不起城牆一樣。但他們不會再記得他們的祖先，曾對比阿拉裡克還要難對付的入侵者那樣豪邁地回答：「汝若是神，應不會傷害未曾冒犯汝之人；汝若是人，可前來交手，發現有人可與汝分庭抗禮。」
[192]

 從溫泉關到斯巴達，哥特人的領袖繼續進軍，尚未遭到能與之決戰的對手。但是即將絕滅的異教中也有一個忠心的擁護者，充滿信心地公開宣佈，密涅瓦女神和無敵的伊吉斯，
[193]

 還有阿喀琉斯憤怒的幽靈，會來守護雅典，只要希臘的神明帶著同仇敵愾的氣勢降臨人世，外來的君王就會聞風喪膽。但可惜的是，阿拉裡克無論是在睡眠還是清醒的時刻，他的內心都不會接受希臘的迷信，也不會產生這種印象。荷馬的詩歌和阿喀琉斯的名聲，可能從未進入目不識丁的蠻族耳中，他們倒是虔誠接受基督教信仰，被教導要藐視羅馬和雅典那些虛幻的神明。哥特人的入侵並沒有給異教帶來證明榮譽的機會，倒是在很偶然的狀況下加速了殘餘分子的消亡。克瑞斯的神秘儀式延續了有1800年之久，在伊琉西斯的毀滅和希臘的災難之後，已無法倖存於世。
[194]



這民族既然無法依靠自身的武力、神祇和國君，那就只能寄希望於西部帝國將領的援助。斯提利科雖未獲得允許去擊退侵略希臘的蠻族，但還是決定進軍，以對其施加懲戒。一支龐大的艦隊在意大利的港口完成整備，部隊在愛奧尼亞海上經過短暫而順利的航行，靠近了被毀滅的科林斯，斯提利科的軍隊在地峽下船。阿卡迪亞那塊森林密佈的山區，是傳說中潘神和德拉茲的居留地，
[195]

 此處成為兩位勢均力敵的將領相互角力的場所。經過曠日持久且過程可疑的爭戰，羅馬人的戰術和毅力終於佔據了上風。哥特人在疾病和逃亡的侵襲下，逐漸撤退到福洛伊地勢高峻的山區，接近佩尼烏斯河的源頭，位於伊利斯的邊界。這是一處聖地，過去可以不受戰爭侵害。
[196]

 蠻族的營地立即被圍困，河流的水源在經過轉向以後流到另外的河道。
[197]

 當他們在難以忍受的口渴和飢餓的壓力下，仍然苦戰不休時，對手已經組成了強大的包圍圈以阻止他們逃脫。斯提利科在完成所有防備措施以後，認為已穩操勝券，就離開戰地去享受凱旋之樂，在希臘人的劇院欣賞各種戲劇節目和色情舞蹈。士兵擅自拋棄連隊標誌，分散在盟友的國土上到處橫行，那些逃過敵人毒手的劫後餘生人員，也都避免不了被再次掠奪的命運。

阿拉裡克抓住此千載難逢的機會，執行極為大膽的計劃。比起在會戰中獨撐危局、掌握混亂場面，這更能展現一個將領的真正才華。他為了從伯羅奔尼撒的困境中找到生路，必須突破包圍營地的塹壕線，實施困難而危險的行軍，走30英里直達科林斯灣，然後把部隊、俘虜和戰利品運過一個內海的海灣。這個海灣位於裡烏姆和對岸之間狹窄的地區，寬度大約有半英里。阿拉裡克的行動必須隱秘、謹慎而且迅速，當羅馬的將領獲得敵人已經逃脫了他千辛萬苦打造的包圍圈的信息，而感到狼狽不堪時，哥特人已完全據有重要的行省伊庇魯斯。羅馬人過於遲緩的進擊行動使阿拉裡克獲得了喘息的時間，在經過秘密的談判後，他和君士坦丁堡的大臣簽訂了條約。斯提利科接到東部帝國宮廷傲慢的命令，因擔心會引起內戰，只有撤離阿爾卡狄烏斯的疆域。阿拉裡克成為東部皇帝的盟友和部屬以後，雖然是羅馬的大敵，斯提利科也只有對他的崇高地位表示尊敬。


 二、東部帝國對蠻族的安撫和蠻族入侵意大利(398—403 A.D.)

有位希臘哲學家
[198]

 在狄奧多西逝世後訪問君士坦丁堡，就國君的責任和羅馬帝國的狀況，發表了極為高明的見解。辛尼西烏斯對羅馬軍隊致命的惡習感到惋惜，尤其是先帝把寬容的作風引進兵役制更是極為不智的做法。保衛國家是每個人不可逃避的義務，現在公民以及臣民可以花錢買到免服兵役的許可，靠蠻族傭兵的武力來維護國家安全。西徐亞人、亡命之徒都被允許加入軍隊，玷污帝國最光榮的職位。這些殘忍兇惡的青年無視法律的規範，根本不願學得一技之長，急著想要發財致富，把人民當成輕視和仇恨的對象。哥特人的權力就像坦塔羅斯的巨石
[199]

 ，永遠懸掛在頭頂上方，對和平與安全造成威脅。辛尼西烏斯建議君王要像勇敢而高貴的愛國者那樣，對手下的官員指示具體的做法。他勸勉皇帝要有男子氣概，以身作則激勵臣民勇往直前的精神，擯棄宮廷和軍營中奢侈豪華的風氣，拿人民的軍隊來取代蠻族的傭兵，基於全民的利益來防衛他們自己的法律和財產。當國家處於危險關頭，就要迫使商人離開店舖，哲學家離開學校，負起保家衛國的責任，把怠惰的市民從歡樂的美夢中驚醒，也要使勤奮的農民獲得武裝，以保護他們的田莊和收成。只有統率這樣的部隊，才配得上羅馬人的名字，才能發揚羅馬人的精神。他鼓勵狄奧多西的兒子親自去迎戰這些蠻族。說實在的，他們稱不上真正的英勇，除非把他們驅趕到西徐亞的荒漠，或是把他們貶為可恥的奴隸，就像當年拉棲代蒙人對擄獲的希洛人那樣
[200]

 ，否則絕不要輕言放下武器。阿爾卡狄烏斯的宮廷聽了辛尼西烏斯的一席話，空懷滿腔熱情，讚賞雄辯的言辭，然而卻忽略了規勸的內容。或許問題是出在哲學家本身，他對東部皇帝的講話，就所提理由和德行的措辭來說，應該用在斯巴達國王的身上。他擬出的計劃完全不切實際，無論是性質和情況都與這個墮落的時代完全脫節；或許問題出在傲慢的大臣身上，他們的職權很少受到外來意見的干擾，所以會把每一個意見看成粗俗不堪或是脫離現實，只要是超出他們的能力，或是偏離公務的形式和先例，就會大力反對。

當辛尼西烏斯的演講和蠻族的敗亡成為談話主題，讓大家討論不休時，君士坦丁堡公開發佈一份詔書，宣佈擢升阿拉裡克的職位，讓他成為東部伊利裡亞的主將。羅馬的省民和盟友都感到氣憤填膺，蹂躪希臘和伊庇魯斯的蠻子竟獲得如此豐厚的報酬，但為了守信，只有尊重條約的規定。勝利的哥特人在不久前圍攻的城市中，成為合法的官員，兒子剛被屠殺的父親和妻子遭受強暴的丈夫，現在成為他們權勢所管轄下的臣民。叛亂者的成就激起了每一個外國傭兵領導者的野心，從阿拉裡克對新獲得統治權的運用方式，可看出他的策略是極其堅定而且明智的。對於馬古斯、瑞塔裡亞、納伊蘇斯和帖撒洛尼卡，這四個儲存和製造攻擊及防禦武器的城市，他發佈命令，要求將盾牌、頭盔、軍刀和長矛這些額外的補給品，提供給他的軍隊。這些不幸的省民被迫要製造毀滅自己的工具，蠻族已經把限制他們勇氣發揮的最大缺失除去。阿拉裡克的家世、光榮事跡以及令人信服的對未來的規劃，逐漸把整個民族在他勝利的旗幟下融合為一體。蠻族的酋長全體一致同意，伊利裡亞的主將依據古老的習慣，坐在舉起的盾牌上，在莊嚴的儀式中被擁立為西哥特人的國王。
[201]

 強大的武力倍增了他原來就具有的權勢，他位居於兩個帝國的邊陲，交互對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的宮廷提出虛偽的保證，一直到他下定決心，宣告要入侵西部帝國的疆域為止。原來屬於東部帝國位於歐洲部分的行省，早已殘破不堪，而亞細亞又無法直接進入，堅固的君士坦丁堡在前面擋住了他的攻勢。同時，他受到意大利的名聲、美景和財富吸引，以前訪問過兩次，私心渴望將哥特人的旗幟豎立在羅馬的城牆上，把300次凱旋所累積的戰利品都奪取過來，讓他的軍隊享受財富和尊榮。
[202]



由於史料的缺乏
[203]

 和日期的不准
[204]

 ，對於阿拉裡克軍隊的第一次入侵意大利，要想描述有關細節至感困難。他的行軍可能是自帖撒洛尼卡出發，經過好戰成性而且充滿敵意的潘諾尼亞，抵達尤里安·阿爾卑斯山的山麓。穿越山區的通道有重兵把守，已經構築了塹壕和工事，圍攻阿奎萊亞以及征服伊斯特裡亞和威尼提亞行省，顯然要消耗相當的時日。他的作戰行動極為謹慎而又緩慢，整個過程都令人感到疑慮。哥特國王主動退兵撤回多瑙河兩岸，在他再度打算突入意大利的心臟區域之前，蠻族生力軍不斷蜂擁而來增援他的部隊。

像這樣震驚社會的重大事件，竟會從治學勤勉的歷史學家筆下漏過，未曾被記述。只有克勞狄安為了打發時光聊以自娛，曾經思索阿拉裡克大舉出兵以後，對兩位默默無聞人物的機遇所造成的影響，其中一個是阿奎萊亞的教會長老，另一個是維羅納的農夫。

他在前一首詩中，敘述學問淵博的魯菲努斯受到國內敵人的召喚，被要求在羅馬宗教會議中公開露面。留在被圍攻的城市雖然危險，但他經過盤算認為這樣做比趕赴宗教會議更加安全。蠻族正在狂暴衝擊阿奎萊亞的城牆，可以使他免於受到異端的殘酷判決，否則就會在若干主教的堅持下承受慘無人道的鞭刑，接受永久放逐到荒涼小島的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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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首詩中他說這位老人
[206]

 根本無視國王和主教的爭執，在維羅納附近度過簡單而清白的一生。他的歡樂、慾望和知識，都局限在他父親遺留的農莊這個很小的範圍內，老年時用來支撐行走的一根枴杖，他在幼年時期也曾在同一地點看到家人用過。然而哪怕是過著與世無爭的農村生活(克勞狄安描述得非常真誠而且充滿感情)，還是逃不掉戰爭鋪天蓋地而來的狂暴。他種的樹木，那些與他同年齡的老樹，被焚燒整個鄉土的大火所吞噬，哥特人的騎兵分遣隊洗劫他的木屋，侵犯他的家庭，阿拉裡克的權力摧毀他的幸福，使他以後無法再享用，更不能傳給子孫。詩人說道：「謠言長著恐怖的陰鬱雙翼，宣告蠻族的大軍正在前進，要使意大利充滿驚惶畏懼。」每個人都感到憂心如焚，財富越多者越感焦慮，那些膽小如鼠的傢伙帶著值錢的財物上船，想到西西里島或阿非利加海岸避難。人們對於宗教迷信的畏懼，更加誇大了國家所遭受的災難，隨時都有奇特而充滿不祥預兆的可怕故事流傳出來。異教徒把一切罪過都推給忽略占卜徵兆和停止奉獻犧牲，但是基督徒通過聖徒和殉教者的求情贖罪，使心靈獲得很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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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諾留皇帝的畏懼心如同他崇高的地位，凌駕於臣民之上，顯得與眾不同。他受教於高傲的態度和奢華的生活，不承認世間竟會有那種力量，大膽妄為到敢冒犯奧古斯都繼承人的安寧。大臣曲意奉承的伎倆掩蓋住了迫在眉睫的危險，一直到阿拉裡克接近米蘭的皇宮，他才知道大事不妙。當戰爭的聲音將年輕的皇帝從夢中驚醒，他不是像一般同齡者那樣急著拿起武器來備戰，而是熱切聽從膽怯顧問所提出的意見，要把神聖的皇上和忠心的隨從，轉移到高盧所屬行省安全而遙遠的地點。只有斯提利科
[208]

 具備勇氣和權威，可以阻止這種極不光彩的舉動，這樣等於把羅馬和意大利放棄給蠻族。但是皇宮的部隊最近才被派遣到雷提亞邊區，加上新徵的兵員緩不濟急，西部的主將只能向皇帝提出承諾，要是米蘭的宮廷在他離開時留在原地，他會立即帶著大軍回來，以優勢兵力迎擊哥特國王。斯提利科沒有耽誤一點時間(片刻時光對國家的安全都極為重要)，急忙登船渡過拉裡安湖，不顧阿爾卑斯山嚴寒的冬季，攀登冰天雪地的高山，在敵軍未曾預料他會親臨指揮的狀況下，率軍突擊在雷提亞一帶騷擾的敵人。

一部分蠻族，也許是阿勒曼尼人的部族，非常尊敬他們長官的堅定意志，他依然冷靜地用語言進行指揮，並親自挑選出部族中最勇敢的年輕人加入軍團，這種行為被認為是尊重和愛護他們的表現。從鄰近敵人手裡解救出來的支隊，不斷投效到皇家的旗幟下。同時斯提利科對西部最遙遠的部隊發佈命令，用急行軍兼程趕去保護霍諾留和意大利。放棄萊茵河的碉堡工事後，高盧的安全靠日耳曼人信守條約，以及羅馬古老而懾人的威名來守護。甚至就是配置在不列顛邊牆後面，防備北方喀裡多尼亞人的軍團，都很快受到召喚調回大陸。阿勒曼尼人數量龐大的騎兵部隊，也被說服要投效到皇帝麾下。這時皇帝正焦急等待主將趕回去，行事審慎而勇敢果斷的斯提利科，在當前的情況下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這也暴露出衰落帝國的積弱不振。羅馬的軍團長久以來無論是紀律和勇氣都已江河日下，實力早在哥特戰爭和內戰中損耗殆盡，現在只有不管行省的安危，才能集結一支軍隊來防衛意大利。


 三、斯提利科在意大利對蠻族的用兵(403 A.D.)

看起來好像是斯提利科將君王遺棄在毫無防衛的米蘭皇宮，事實上他可能計算過離開的期限、敵軍的距離以及可以遲滯他們行動的障礙。主要的阻障還是意大利周圍的河流，像是阿迪傑河、明修斯河、奧格利奧河和阿杜阿河，在冬季和春季時，因為降雨和冰雪融化的關係，這些河流都會漲水，河面不僅寬闊，而且水流湍急。
[209]

 但是當前這個季節非常乾燥，哥特人毫無困難就能越過寬廣而多石的河床，在中央的位置才有一道水很淺的溪流。就在阿拉裡克趨近米蘭的城牆或郊區時，看到羅馬皇帝在他前面棄城逃走，感到驕傲自負，不禁心中大樂，而這時哥特軍隊早已派出一支強大的分遣隊，固守阿杜阿河的橋樑和通路。霍諾留在一小群高階官員和宦官的陪同下，身邊只有兵力微弱的護衛，很快向著阿爾卑斯山區撤退，想在阿爾勒城找到安身的地方，過去有幾位皇帝在此地建立過行宮。但是哥特人的騎兵很快就會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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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霍諾留無法渡過波河。
[211]

 他們處於非常緊急的危險狀況，不得不找有防禦工事的阿斯塔作為臨時避難所，這是利古裡亞或皮德蒙特的一個小鎮，位於塔納魯斯河的河岸邊上。
[212]

 像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地方竟會聚集如此豐碩的戰利品，勢必無法長久抵抗，哥特國王立即開始圍城並不斷施加壓力。

皇帝事後宣稱，他的胸懷坦蕩從不畏懼，可能連他自己的宮廷中都沒有人相信。
[213]

 最後到了毫無希望的緊要關頭，蠻族甚至已開出了體面的投降條件，終於盼望到英雄到來，他的名聲使皇帝放棄了投降的念頭，免於遭到被敵人俘虜的恥辱。斯提利科親自率領英勇無敵的選鋒，怕攻佔橋樑浪費時間，所以全體泅水渡過阿杜阿河，接著需要越過波河，這是極為大膽的冒險行為，更不必提所遭遇到的危險和困難。但這樣他就能抄近路穿越哥特人營地抵達阿斯塔城下，行動終獲成功，使羅馬人重獲希望，也維護了他們的榮譽。蠻族不僅沒有攫取勝利的果實，反而逐漸被西方的部隊圍困，援軍還在不斷通過阿爾卑斯山的各處隘道。蠻族的居留地被清剿，運輸的車隊被攔截，羅馬人提高警戒準備建立包圍圈，要把圍攻阿斯塔的部隊全部圍困在裡面。哥特民族留著長髮的酋長都來參加軍事會議，他們全是年長的武士，身體圍裹著毛皮，嚴峻的面孔畫著顯示榮譽的疤痕。他們考慮是繼續作戰獲得光榮，還是確保掠奪到的既得利益，最後認為以慎重為上策，建議及時撤退。在這場重要的爭辯中，阿拉裡克展現出羅馬征服者的氣勢，提醒在座的同胞他們所達到的成就和企圖後，用激勵士氣的講話向他們提出莊嚴而確切的保證：要在意大利建立一個王國，縱使殞身喪命也在所不惜。

蠻族經常因為紀律的鬆弛而暴露在被襲擊的危險之下，但是，斯提利科卻並沒有選擇在他們享樂和痛飲時進攻，而是決定將進攻的時間放在蠻族基督徒慶祝復活節的歡宴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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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教士的說法這是褻瀆神聖的行為，因此為了執行這個策略，便把任務交付給索爾這個蠻族出身的異教徒，他在狄奧多西的資深將領中，具有非常顯赫的名聲。阿拉裡克建立在波勒提亞
[215]

 附近的哥特人營地，在皇家騎兵突然發起的猛烈襲擊中，完全陷入混亂的局面(公元403年3月29日)。但是，不過片刻工夫，他們的領袖發揮天賦的無畏才能，對所屬的蠻族士兵下達進入戰場展開會戰的命令，於是他們立刻從驚慌的狀況中恢復。基督教的上帝回應了他們的祈求，他們虔誠的宗教信念，為他們與生俱來的英勇氣質增添了新的力量。在這場接戰中，雙方有很長一段時間保持勢均力敵的狀態。阿蘭人的酋長外形矮小而粗野，卻掩藏著氣度寬宏的心靈，奮不顧身地搏鬥直到為帝國犧牲性命，證明他那無可置疑的忠誠。這個驍勇的蠻族在克勞狄安的詩歌中，還未得到應有的名聲，因為詩人只讚美他的美德卻不提他的名字。他戰死以後，所指揮的隊伍發生驚慌跟著逃散，要不是斯提利科立即率領羅馬和蠻族的步兵發起攻擊，一翼騎兵的潰敗就會為阿拉裡克帶來勝利。

將領的戰術素養加上士兵的驍勇奮戰克服了所有的阻礙，血戰一天到達日暮，哥特人從戰場撤離，營地的塹壕被強行突破，就像羅馬的臣民飽嘗洗劫和殺戮的痛苦一樣，他們也遭到大禍臨頭的報應。科林斯和阿爾戈斯貴重的戰利品，讓西部的老兵都發了一筆橫財。阿拉裡克的妻子被羅馬人俘虜，她曾經迫不及待地要求她的丈夫贈予她所應許的羅馬珠寶和貴族女婢，現在只有懇求對她表示輕視的敵人大發慈悲。數以千計的俘虜從哥特人的鎖鏈中得到釋放，他們分散在意大利的行省，異口同聲頌揚這位解救者的英雄事跡。無論是從詩人還是從共和國的立場來說，斯提利科的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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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與馬略相提並論，在意大利的同一塊地方，迎戰並殲滅北部蠻族的另一支大軍。後代子孫看見辛布裡人和哥特人的纍纍白骨和破爛頭盔，很容易被混淆；後人可能會為了紀念這座城市而建立一座共同的勝利紀念碑來緬懷這兩位名垂千古的將領。他們在這個讓人低回不已的地點，擊敗了羅馬兩個最難克服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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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狄安
[218]

 用雄辯的口才來歌功頌德，讚揚波勒提亞的勝利，這一天可以說是他的贊助人一生之中最光榮的日子。但我們可以從中聽出，他的弦外之音是在推崇哥特國王，說實在的，他的名字完全可以被打上海盜和土匪的標籤，每個時代的征服者都能被加上這種頭銜。但斯提利科的詩人心知肚明，阿拉裡克具有絕不認輸的堅忍性格，能從每一次挫折中奮發圖強，獲得敵人的資源後東山再起。他在步兵部隊慘敗後，帶著完整無缺的騎兵主力逃離戰場，也可說是被迫後撤，一點都不浪費時間來悲悼許多英勇同伴難以挽回的損失。勝利的敵軍還以為可以俘虜哥特國王，但他們的行動卻難免受到敗兵的牽制。於是阿拉裡克大膽決定突破亞平寧山無人防守的關隘，使富裕的托斯卡納成為一片焦土，他情願戰死在城下也要奪取羅馬。

斯提利科的主動積極和勇於任事拯救了首都，使其免於一場浩劫，但他對陷入絕境的敵人存著忌憚之心，不願用另一次會戰來賭帝國的命運，提議要用金錢換取蠻族的離去。銳氣十足的阿拉裡克拒絕他所提出的條件，對於允許他撤離和提供年金，表示出藐視和憤慨的態度。但對於各行其是的酋長，他的權力其實相當有限，王位也並不穩當，他之所以能夠從與其他酋長相等的地位被擢升為國王，完全是因為他們的支持。除了少數人另有打算，他們還是願意追隨未能獲勝的統帥，但是其中有很多人在私下與霍諾留的大臣取得協議，受到誘惑就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國王只有屈從大眾的要求，同意與西部帝國簽訂條約。他率領軍容壯大的部隊進入意大利，現在只能帶著殘部回師渡過波河。羅馬軍隊有相當強大的兵力用來繼續監視他的行動，斯提利科與一些蠻族酋長保持秘密聯繫，阿拉裡克若在營地或會議中有什麼企圖和打算，他很快就會接到通知。

哥特國王要用光榮的成就來證明他的撤退是早有圖謀，他決心佔領重要的城市維羅納，以控制雷提亞這一阿爾卑斯山的主要通道。目的在於讓大軍暢通無阻地經過散佈著日耳曼人部落的地區，和日耳曼人建立聯盟關係以補充耗損過大的實力，然後經從萊茵河的另一邊，侵入高盧富饒且毫無戒心的行省。他根本不知有叛徒已將行動計劃洩露出去，一無所知地向著山區的通道前進，誰知已被皇家的部隊佔據。片刻之間，他的前鋒、側翼和後衛同時暴露在攻擊之下。這場血戰在離維羅納城外不遠處展開，比起上次在波勒提亞的慘敗，哥特人的損失不算太嚴重。國王快速逃脫，要不然不是被殺就是被俘。若不是阿蘭人輕舉妄動，羅馬主將的計謀就不會落空。阿拉裡克將軍隊的殘餘人員安頓在鄰近的山巖地區，現在對手已從各方面對他形成合圍之勢，而他已做好了抵禦兵力優勢敵軍圍攻的準備。但他無法抗拒飢餓和疾病所造成的毀滅性打擊，對於缺乏毅力且任性善變的蠻族，也不可能阻止陸續發生的逃亡事件。在這種窮途末路的絕境中，他最後還是憑藉著自己的勇氣，當然還有敵手的寬厚逃出生天，斯提利科將哥特國王的撤離看作自己對意大利的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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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人民和教士無法對和戰大計提出合理判斷，但卻敢於指責斯提利科的策略。他有許多次圍困和殲滅國家大敵的機會，卻還是縱虎歸山。公眾獲得安全之初會產生感激和歡愉，但後來大家的心頭都為猜忌和誹謗所盤踞。


 四、霍諾留巡視羅馬及經營拉文納(400—404 A.D.)

羅馬市民聽到阿拉裡克的進軍感到心驚膽寒，趕緊動工整修首都的城牆，這等於明確宣告人民的畏懼和帝國的衰落。等蠻族撤離後，霍諾留經臣下勸說，接受元老院基於責任所提出的邀請，在這個極為喜慶的時期，前往皇家的都城慶祝對哥特人的勝利(404 A.D.)，以及他第六次出任執政官的職務。
[220]

 羅馬的郊區和街道，從米爾維亞橋一直到帕拉丁山，全部擁擠著觀看的人潮。在這100多年漫長的時間裡，作為統治者的君王只有三次親臨巡視。他們的眼光集中在只有斯提利科夠資格坐的戰車上，現在他陪同著站在皇家的後生晚輩旁邊。大家同聲向凱旋式的盛大排場歡呼不已，跟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不一樣，這次並沒有沾染內戰的鮮血。隊伍通過一個高大的凱旋門，是專為這次盛典所建造。但在7年後，已經征服羅馬的哥特人要是識字，就會讀出紀念碑上辭藻優美的銘文，居然記載說他們整個民族在7年前遭到擊敗，已經完全毀滅。

皇帝在首都居留7個月，他的行為中規中矩，很小心地迎合教士、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的愛好。教士由於他經常拜訪使徒的聖地以及贈送豐盛的禮物而感到教誨有功。在凱旋式的行列中，皇帝很體貼地沒有讓元老院議員很丟臉地跟在皇家的戰車後面步行，同時斯提利科在會議中裝出一副對他們優容和尊敬的態度。霍諾留在公開的競賽活動中表現出關心和慇勤的模樣，使人民感到滿意。而且場面非常華麗盛大，觀眾深表讚許。等到預定的比賽回合結束，賽車場突然改變原有的佈景和裝飾，捕獵野獸提供變化多端而且精彩刺激的娛樂節目，接著是軍事的舞蹈表演。從克勞狄安生動鮮明的敘述看來，想來有點類似現在的馬上比武競賽。

在霍諾留提供的競賽活動中，角鬥士
[221]

 最後一次殘酷地搏命殺戮，用他們的鮮血玷污羅馬的大競技場。第一個基督徒皇帝所能享有的殊榮，是首次頒布詔書指責流血犧牲的表演和娛樂，
[222]

 但這項仁慈的法令只能表示君王的意願，未能改正積習已深的惡行。諸如此類殘害生命的行為已令一個文明進步的民族墮落到比吃人的野蠻民族都還不如的程度。帝國的大城市每年被殺的受害者多達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到了12月時，更要特別提供角鬥士的格鬥節目。呈獻在羅馬人民眼前的全是流血和殘酷，這種視死如歸的壯觀，對他們的內心造成衝擊，令他們感到興奮。正當全民沉醉在波勒提亞大捷的歡樂之中時，有位基督教詩人規勸皇帝運用權威根除恐怖的習俗，這種惡行長久以來對人道和宗教的呼籲充耳不聞。
[223]



普魯登提烏斯悲愴的敘述不如特勒馬庫斯獻身的勇氣那樣有效，這位亞細亞的僧侶犧牲自己的生命，對人類而言可稱得上重如泰山。
[224]

 奮不顧身的僧侶縱身跳進格鬥場阻止角鬥士的對決，羅馬人看到喜愛的節目受到干擾不禁大為光火，大家投擲石塊把他當場擊斃。但群眾的狂暴很快平息下來，他們欽佩特勒馬庫斯的義行，認為他配得上殉教者的榮譽，於是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霍諾留的法律，從此大競技場的所有活動永遠禁止犧牲人命。有些市民遵奉祖先遺留的習俗，意有所指地提到，只有在這個表現堅毅精神的訓練場，還能保留羅馬最後殘餘的尚武風氣，使羅馬人習慣流血的場面，輕視死亡不為所動。但是，古代希臘和現代歐洲的英勇行為是何等的高貴，就可證明這種虛榮而殘酷的偏見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米蘭的皇宮毫無防衛能力，使皇帝本人身陷危險境地，何況這個門戶洞開的國家，到處都有蠻族肆虐橫行，迫得他要在意大利一些無法攻入的城堡中，找到一處能夠安全居留的庇護所。色薩利人在亞得裡亞海岸建立一個名叫拉文納的殖民區，位置離波河9個河口最南端約10到12英里，這個地方後來歸還給翁布裡亞的土著。奧古斯都有鑒於此處的位置適中，在離舊城約3英里處，建造了一個可以容納250艘戰船的廣闊海港。這個海軍基地的設施包括軍械庫、倉儲棧房、部隊的兵捨和工匠的作坊，是羅馬艦隊永久的守備據點，獲得光榮的出身和不朽的令名。從港口到市鎮這塊區域很快就佈滿了建築物和居民，拉文納三個面積廣闊而且人口眾多的居留區，逐漸合併成為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奧古斯都時代興建的主運河，從波河注入充沛的水源，經過城市流進海港，還把水流引進環繞著城牆的深邃壕溝，再分為上千條小運河流到城市每個區域，將城市分隔成無數的小島，只能運用船隻和橋樑取得聯繫。拉文納的房屋看上去可以比擬威尼斯，興建在木樁打入地層的基礎上。鄰近的地區一直到很多英里的範圍之內，都是水淺泥深難以逾越的沼澤。拉文納靠著人工修築的堤道與內陸連接，等到來勢洶洶的敵軍接近時，不僅容易防守，在必要時也可以破壞堤道，以阻止敵軍的進入。不過，這些沼澤地區也散佈著一些葡萄園，雖然在四五次收成以後就會耗盡地力，但城市享受產量豐盛的美酒比喝水還要方便。
[225]

 城市的空氣清新宜人而且有益健康，很像亞歷山大裡亞周邊的狀況，雖然地勢低窪又潮濕，但不致引起疾病和瘟疫。還有一件特別有利之處，就是亞得裡亞海的潮汐會衝進運河，使停滯的水流動，因此不會產生有礙衛生的污水。每天都有鄰近地區的船隻，順著潮水進入拉文納的市區中心。隨著海水逐漸消退，現代的城市離開亞得裡亞海有4英里遠。早在5到6世紀時，奧古斯都的港口就成為景色怡人的果園，有一塊松林叢生之地，羅馬艦隊當年就在那裡錨泊。
[226]

 甚至就是滄海桑田的變遷，也能使這個地點的自然形勢增加幾分力量。一片淺灘對敵人的大型船艦來說就是很有效的障礙，在這個有利的位置建造防禦設施，佈置兵力，使得防禦能力變得更加強大。西部的皇帝只關心自身的安全，在他的一生當中，有20年龜縮在拉文納——這個四周被城牆和沼澤包圍的永久監牢。霍諾留的做法被實力衰弱的繼承人倣傚，像是哥特人的國王，以及後來的艾克薩克斯，都在這裡佔據了皇帝的寶座和宮殿。一直到8世紀中葉，拉文納都是政府所在地和意大利的首都。
[227]



霍諾留的戒懼審慎不是沒有根據，他的預防措施也不是沒有效果。正當意大利從哥特人手中獲得解救而薄海歡騰時，在日耳曼民族之中正掀起一場猛烈的風暴(400 A.D.)，後者屈服在無可抗拒的激昂之中，這是從亞洲大陸極東之地逐漸傳播過來的。長城以北的廣大地區在匈奴人逃走以後，全部被勝利的鮮卑人佔據。他們有時分裂成獨立部落，有時聯合在一個強勢的酋長手下，最後自稱拓跋氏，意為廣大地區的主人，能夠團結一心建立難以抗拒的強大實力。拓跋氏很快迫使東部沙漠地區的遊牧民族，承認他們在兵力上的優勢地位，趁著中國積弱不振和內部混亂大舉侵入。這些幸運的韃靼人採用被征服民族的法律和習俗，在王國的北部行省建立了一個新王朝，統治將近160年之久。

他們在進入中國稱王稱帝之前就以英勇而聞名於世，其中有一個拓跋氏的君王將一個名叫木骨閭的奴隸編進騎兵隊，後來這個奴隸畏懼懲罰就背棄了他的隊伍，率領100多名追隨者逃進沙漠。這幫土匪和亡命之徒逐漸壯大，從一個營地擴展為一個部族，最後成為人數眾多的民族，獲得聞名於世的稱呼──哲歐根人
[228]

 。世襲的酋長都是奴隸木骨閭的後代，西徐亞的王國也採用他們的位階制度。木骨閭最偉大的後裔是年輕的社侖，他遭遇了很多災難，經過磨煉後成為英雄人物。他在逆境中勇敢奮鬥，打破拓跋氏蠻橫加在他們民族身上的重軛，成為民族的立法者和韃靼的征服者。他的部隊有正規編製，以群為單位，每群1200人，臨陣退縮者的懲罰是用亂石擊斃，而將最顯赫的職位獎賞給英勇的戰士。社侖非常瞭解自身的優勢，對中國的學術抱著藐視的態度，所採用的技藝和制度，完全以有利於他的統治以及能發揮戰鬥精神為限。他的氈幕夏天時駐紮在水草豐茂的塞林加河畔，冬天則遷移到更南邊的地區，征服的疆域從朝鮮半島越過額爾齊斯河，擊敗住在裡海北部的匈奴，榮獲「可汗」的新稱號，以彰顯從偉大勝利中贏得的聲望和權力。


 五、日耳曼人大遷移及拉達蓋蘇斯的入寇(405—406 A.D.)

中國人和羅馬人都擁有廣闊的疆域，雙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絕，穿越這段未知的區域，就像通過伏爾加河來到維斯圖拉河一樣，很多重大事件在這一過程中不是中斷就是湮滅。然而從蠻族的習性以及成功遷移的經驗，明顯可以看出匈奴人受到哲歐根人的武力壓迫，他們在氣焰高漲的勝利者出現後，很快向後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區都被他們同宗的部族佔有。匈奴人倉促逃往富饒的平原，維斯杜拉河在這片土地上緩緩流進波羅的海，他們來到此地後，馬上展開了勇敢的攻擊。匈奴人的入侵使北部地區提高警覺，變得騷動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離，對日耳曼的國境帶來相當大的壓力。
[229]

 這地區的居民(古時候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和勃艮第人在此定居)決定把森林和沼澤留給薩爾馬提亞的難民，或至少讓他們過多的人口流入羅馬帝國各行省。
[230]



勝利的社侖使用「哲歐根人的可汗」這個頭銜後又過了4年，另一個蠻族——傲慢的羅多迦斯特，也稱拉達蓋蘇斯
[231]

 ，從日耳曼北邊一直前進，幾乎抵達羅馬的城門，留下的殘餘軍隊終於摧毀西羅馬帝國。這支龐大的隊伍以汪達爾人、蘇維匯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實力；阿蘭人在他們新的居留地獲得了友善接待，就將行動快速的騎兵部隊，用來加強日耳曼重裝步兵的戰力；而哥特人的冒險分子全都熱情投效到拉達蓋蘇斯的麾下，有些史學家稱他為「哥特王」。12000名勇士因高貴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跡有別於一般庶民，威風凜凜地擔任前鋒部隊。
[232]

 整個群體不少於20萬作戰人員，再加上婦女、孩童和奴隸，總人數可能達到40萬之眾，勢不可當的遷移行動從波羅的海海岸出發。就像當年共和國威名最盛的時代，數以萬計的辛布裡人和條頓人從此地傾巢而出，前去侵襲羅馬和意大利。這些蠻族離開故土後，只留下顯示出他們偉大的遺跡，諸如連綿不絕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經過很多年代後，此地成了範圍廣闊的可怕荒涼之域，一直到在後代子孫的權力下建立起了名聲，新的居民才流入空曠的土地。如果歐洲的政府無法保護國土和財產的話，而已經侵佔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沒有能力耕種，那麼很快就會得到勤勞而貧窮的鄰國給予的協助。

國家之間的聯繫和溝通，在那個時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納宮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區正發生重大變革，直到在波羅的海形成的烏雲，蔓延到上多瑙河兩岸響起震耳的雷聲。要是西部的皇帝聽到大臣帶來危險即將到來的信息，那麼他也寧可做一個戰爭的旁觀者享受休閒的生活，任這些蠻族自相殘殺並為之暗地裡慶幸不已。羅馬的安全完全倚仗斯提利科的策謀和武力，但帝國已處於實力虛弱和民窮財盡的狀況，無力重建多瑙河防務，無法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
[233]

 霍諾留那位警覺性極高的大臣，迫於時勢只能將防禦的重點放在意大利，再一次放棄行省，召回所有的部隊。同時他想盡辦法徵募新兵，雖然對避戰的懲罰極為嚴厲，但兵士還是怯懦逃避。他又採取最有效的手段來逮捕或引誘逃兵，對於願意從軍的奴隸答應給予他們自由以及兩個金幣的獎賞。
[234]

 他費盡千辛萬苦總算從龐大帝國的臣民中，組成一支有三四萬人的軍隊。想當年在西庇阿和卡米盧斯的時代，光是羅馬地區有自由權的公民就可以輕鬆提供這一數量的兵員。
[235]

 斯提利科的30個軍團還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蠻族協防軍，阿蘭人以個人身份加入服役，還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部隊，他們都在本國君主胡爾丁和薩魯斯的領導之下，基於利益和仇恨反對拉達蓋蘇斯的野心。

日耳曼人的共主拉達蓋蘇斯勢如破竹(406 A.D.)，越過阿爾卑斯山、波河和亞平寧山的天險。他的左側是霍諾留那難以進入的皇宮，被遺忘在拉文納的沼澤之中；另一邊是斯提利科的營地，大本營設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維亞，看來在距離遙遠的軍隊集結完畢之前，是不會與日耳曼人進行決戰了。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毀，拉達蓋蘇斯圍攻佛羅倫薩，
[236]

 在這個知名共和國歷史上，這座城市還是初次發生這樣的大事件。市民靠著堅定的毅力加上蠻族缺乏攻城的技術，不僅使敵人無法得逞，也暫時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羅馬元老院和人民在敵軍接近到180英里時感到戰慄不已，很急切地拿過去曾經逃過的危險與如今岌岌可危的處境做比較。

阿拉裡克是一個基督徒和士兵，他率領的是一支有紀律的軍隊，且明瞭戰爭的法則，尊敬條約的神聖性，無論是在營地或在教堂，都會與帝國的臣民進行親切的交談；反之，野蠻的拉達蓋蘇斯對南方文明國家的習俗、宗教甚至語言都極為陌生，信仰的殘酷激怒了他凶狠的脾氣。一般認為他受到嚴正誓言的束縛，要把城市化為一堆瓦礫和塵土，要將最有名望的羅馬元老院議員當作犧牲，用他們的血塗滿祭壇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公眾的危險之處在於，當國內災禍產生時，往往展現出宗教派系無可救藥的瘋狂。那些朱庇特和墨丘利深受壓迫的信徒，尊敬這位虔誠異教徒的作風。雖然他是羅馬不共戴天的仇敵，但他們大聲宣稱，比起拉達蓋蘇斯的武力更關心他所選定的犧牲，在私下暗自高興國家遭逢災難，可以用來指責基督徒對手的信仰。
[237]



佛羅倫薩面臨窮途末路的困境，市民微弱的勇氣只靠聖安布羅斯的權威加以支持。他在夢中得到啟示，他們會很快獲得援救，
[238]

 接著他們突然看到斯提利科的旗幟出現在城牆外，帶著聯軍來解救忠誠的城市，並且很快讓這個重要的地點成為蠻族大軍的墳墓。那些作者對拉達蓋蘇斯的失敗有不同的說法，產生明顯的矛盾，但並沒有曲解提出的證據，這方面的做法倒很一致。奧羅修斯和奧古斯丁因為友誼和宗教而關係密切，把勝利視為奇跡，將之歸於神的恩典而非人的英勇，
[239]

 並嚴格排除其他可以獲勝的因素，甚至認為連流血犧牲都沒有出現。兩位作者提到羅馬人的營地，呈現出的景像是兵甲充足而又無所事事，佛羅倫薩對面的腓蘇利山高聳挺拔，他們樂於見到蠻族陷入絕境，在崎嶇而貧瘠的山巒中慢慢滅亡。他們非常誇張地斷言基督徒大軍沒有一個士兵被殺或受傷，我們或許可以用無言的輕視態度視之，但奧古斯丁和奧羅修斯其餘的敘述，倒是吻合戰爭的狀況和主將的性格。斯提利科知道自己指揮的是帝國僅有的一支軍隊，基於審慎的考量，不願與倔強而又狂暴的日耳曼人在戰場上決一勝負。他要用堅強的防線將敵人包圍，這是第三次拿來對付哥特國王，規模更為龐大，可以發揮最大的效果。

羅馬的軍人即使大字不識一個也都熟悉愷撒的戰例，都拉基烏姆的對壘線有15英里長，用連綿不斷的塹壕與防壁把24座碉堡連接起來，
[240]

 這等於是把戰場變成了一種壕溝戰的模式，可以圍困數量龐大的蠻族人員，斷絕他們的給養，把他們活活餓死。羅馬部隊與他們的祖先相比，作戰的英勇自歎不如，勤奮的精神倒是沒有完全喪失。要是士兵認為辛苦的奴工有損自己尊嚴，托斯卡納可以提供數以千計的農夫，雖然不參加作戰，但靠著構築工事，同樣能為拯救自己的家園盡一份力量。蠻族大量的馬匹和人員被包圍得無法動彈，
[241]

 饑饉而非戰鬥使他們漸趨毀滅，但羅馬人花時間進行這樣艱巨的工程時，卻暴露在焦急的敵軍的不斷攻擊之下。挨餓的蠻族在絕望之中被迫對抗斯提利科的防線，羅馬將領有時也得遷就勇敢的協防軍，他們一直對主將施壓，表示要攻擊日耳曼人的營地，基於各種意外的狀況，還是發生了激烈而血腥的戰鬥。

在佐西穆斯、普洛斯帕和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中，對這方面的敘述令人肅然起敬。羅馬軍隊及時把人員和物資送進佛羅倫薩城內，拉達蓋蘇斯挨餓的大軍反而被圍困。氣焰驚人的國王率領這麼多黷武的民族，在損失最英勇的武士後，淪落到只能將希望寄托於羅馬人能誠信履行條約以及斯提利科的大發慈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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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俘虜的帝王死於可恥的斬首，這使羅馬和基督教的凱旋蒙上了恥辱的色彩。死刑的執行只延遲了片刻，這更坐實了勝利者的罪行，不僅冷酷而且是精心策劃的結果。
[243]

 幾乎成了餓殍的日耳曼人即使逃過協防軍的殺害，也以少到幾塊金幣的價格被販賣為奴。食物不足加上水土不服，大量不幸的外鄉人身亡異域，看來這些不講人道的買主，無法從利用他們的勞力得到豐碩的收穫了，必然遭到人財兩空的損失。斯提利科向皇帝和元老院報告他的成就，第二次獲得「意大利拯救者」的光榮稱號。
[244]




 六、日耳曼人入侵高盧所造成的後果(406 A.D.)

勝利的名聲，尤其是奇跡的發生，催生了非常誇張的說法，說是從波羅的海地區遷移過來的大軍甚至整個種族，全都悲慘地滅亡在佛羅倫薩城下。確實拉達蓋蘇斯本人、他的勇敢而忠誠的夥伴以及佔據各自種族三分之一以上的蘇維匯人、汪達爾人、阿蘭人和勃艮第人，追隨著將領的旗幟全軍覆沒。
[245]

 這樣一支聯合大軍真是令人驚奇，不過引起分裂的原因倒是非常明顯而有說服力：家世出身所產生的驕縱心理、英勇行為帶來的傲慢無禮、高高在上的指揮激起的嫉妒羨慕、不願屈居下屬的憤怒情緒、各持己見不願讓步的爭執，種種因利益和情感所產生的對立不和，在這麼多的國王和武士之間不斷發生，何況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謙讓和服從。拉達蓋蘇斯被擊敗後，日耳曼還有兩個很大的群體，人數都在10萬以上，仍舊維持著相當的武力，在亞平寧山和阿爾卑斯山之間，或是在阿爾卑斯山與多瑙河之間流竄，很難確定他們是否想為領袖之死雪恥復仇，或僅僅是想發洩憤怒的情緒。斯提利科的謹慎和堅定使蠻族的目標發生轉變，他所採取的策略是既阻止他們進軍，又不阻止他們撤離。他最關心的是羅馬和意大利的安全，至於犧牲遙遠行省的財富和安寧，在他而言不僅漠不關心，而且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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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諾尼亞的逃兵加入了蠻族的陣營，使他們明瞭整個地區和道路的狀況。阿拉裡克曾經計劃入侵高盧，最後卻是由拉達蓋蘇斯大軍的殘部著手執行。
[247]



然而，要是他們抱著一廂情願的想法，以為居住在萊茵河兩岸的日耳曼部落會給予他們幫助，那麼希望就會落空。阿勒曼尼人保持無所作為的中立態度，法蘭克人用忠誠和勇氣來防衛羅馬帝國的安全。斯提利科為了應付目前的局勢，第一步行動是盡快從萊茵河順流而下，目的是籠絡住黷武好戰的法蘭克人，使其不致有變，以確保雙方牢固的聯盟關係，還有就是使威脅共和國和平的心腹大患能夠離開意大利。馬爾科米爾是法蘭克人的一位國王，他違反了本應遵守的條約，在羅馬官員主持的法庭公開定罪，對他最後的判決卻相當仁慈，只是將他流放到遙遠的托斯卡納行省。這種罷黜有損國王的尊嚴，卻沒有激起臣民的憤慨，他們反而處死想要替他報仇的桑諾，並且忠於斯提利科所選擇支持的國王。

當北部的民族大遷移，引起高盧和日耳曼的邊境動盪不安時，法蘭克人英勇迎戰由汪達爾人組成的大軍。汪達爾人根本不顧敵手過去給他們的教訓，再次與蠻族聯軍分離，採取單獨的作戰行動，結果因為魯莽輕進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兩萬汪達爾人連同他們的國王戈迪吉斯克拉斯在戰場被殺。要不是阿蘭人的騎兵隊前來解救，揮軍蹂躪法蘭克人的步兵，汪達爾人整個民族都會遭到滅絕的命運。法蘭克人在進行了堅強的抵抗後，被迫放棄無法佔到優勢的鬥爭。戰勝的同盟軍向前追擊，在那年最後一天(公元406年12月31日)，此時嚴寒的季節已經使萊茵河全部凍結，他們在毫無抵抗的狀況下揮軍進入高盧未設防的行省。蘇維匯人、汪達爾人、阿蘭人和勃艮第人這次的入侵具有歷史意義，他們再也沒有後撤。這可以被看作羅馬帝國在阿爾卑斯山以外地區衰亡的先兆，萊茵河這一天然的屏障已完全被突破，再也無法起到分割野蠻和文明國家的作用。

日耳曼的和平，多少年來一直取決於法蘭克人的歸附和阿勒曼尼人的中立，但在此時，羅馬的臣民絲毫沒有覺察到趨近的災難，還在享受平靜和繁榮的景況，很少會為高盧邊境的安定祈福。他們的牲口和牛群獲得允許在蠻族的草地放牧，獵人深入幽暗的黑希尼亞森林，既不畏懼也無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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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茵河的兩岸就像台伯河一樣，到處都是優美的住宅和耕種的農莊。要是一個詩人順流而下，他會疑惑不知哪一邊是羅馬人的疆域。這種和平與富裕的景色突然變成赤地千里的大漠，只有冒煙的廢墟使人為的荒蕪有別於自然的孤寂。門茨這個蓬勃發展的城市，遭到蠻族的入侵，全城被毀無寸瓦之覆，數千基督徒在教堂遭到慘無人道的屠殺。沃姆斯受到長期圍攻一直堅守不降，城破後市民已無噍類。斯特拉斯堡、斯皮爾斯、蘭斯、圖爾奈、阿拉斯和亞眠，都忍受著沉重的負擔，遭到日耳曼人殘酷的壓迫。毀滅一切的戰火從萊茵河畔蔓延開來，遍及高盧17個行省的大部分區域。把海洋、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間的人民富足而範圍廣大的國度，全部放棄給蠻族。他們把教會的主教、元老院的議員以及處女，全部混雜在一起驅趕著前行，大車裝滿從他們的家庭和祭壇上搜刮來的戰利品。

我們感激神職人員借這個教誨基督徒悔改的機會，隱約描述出公眾遭受重大災難的狀況。他們認為世間的罪行引起神施以正義的制裁，人類在這個邪惡而奸猾的世界，被當成易消亡之物受到拋棄。但佩拉吉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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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起了爭論，他們試圖探測慈恩和宿命的深淵。拉丁教士很快便將之嚴肅採納，對於上帝下令施行、預見或容許一連串的道德與自然的災禍，貿然地去權衡背後的原因，既不現實，也是錯誤的。受苦人民貿然地將他們的罪行和災難，與他們的祖先對比，同時他們指責神聖的正義，沒有將人類之中的弱者、無辜和幼童從毀滅之中加以赦免。無用的爭論忽視了不變的自然法則，那就是無辜者可以得到和平，勤奮者可以得到富足，英勇者可以得到安全。拉文納宮廷的政策怯懦而自私，要召回帕拉丁(內衛)軍團來保衛意大利，剩下的部隊無法勝任艱難的使命。蠻族的協防軍寧願不受軍紀的約束，任意掠奪物品來獲取利益，也比正常和有限的薪餉要好得多。

高盧行省遍地都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他們保衛著田園、家人和祭壇。要是他們無懼死亡，就值得說服以為己用，只要他們還在乎生長的鄉土，就可以作為不斷阻擋蠻族入侵的無法克服的障礙。蠻族缺乏紀律和武器，只要這致命的缺點繼續存在，就會因為久經戰陣導致兵員數量屈居劣勢，最後降服於人口眾多的國家。當查理五世入侵法蘭西時，他審問一名戰俘，從邊界到巴黎要幾天的行程。「或許要12天，不過這將是我們打敗你所需的時間。」如此英勇的回答，遏制了野心勃勃君王的傲慢自大態度。霍諾留的臣民有別於弗朗西斯一世的臣民，他們所表現出的氣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不到兩年的工夫，波羅的海的野蠻人就已經將部隊分散開，每一支部隊的人數都少到可忽視的地步，即使如此，他們依然沒有經過任何一場作戰就挺進到比利牛斯山的山麓。


 七、不列顛的叛亂和君士坦丁的擁立(407—408 A.D.)

在霍諾留統治早期，斯提利科保持警覺始終防衛著遙遠的不列顛，抵禦著來自海洋、山嶺和愛爾蘭海岸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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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入侵行動。但這些從不死心的蠻族，沒有忽略哥特人戰爭的好機會，這時行省在安東尼邊牆和駐地的羅馬部隊已被抽調一空。若有任何一個軍團人員從意大利的遠戍中回到故鄉，就會事無鉅細地談到霍諾留的為人和宮廷，他們會趨向於解除效忠的束縛，這刺激了不列顛的軍隊產生謀叛的念頭。犯上作亂的風氣在早期動搖了伽利埃努斯的統治，後來又因為士兵產生貪婪的暴力行為而死灰復燃，那些不幸或具有野心的人員成為軍隊選擇的對象，成為滿足他們慾望的工具，最後成為白白犧牲的受害人。
[251]

 軍隊在開始時擁立馬可，讓他身兼不列顛和西部的皇帝，接著在倉促的狀況下謀殺他，違反了自己身上忠貞的誓言。他們不贊同他的行事方式，所以把事件本末寫成一篇文辭並茂的墓誌銘，鐫刻在他的墓碑上。格拉提安是下一個人選，他們奉上冠冕和紫袍，過了4個月，格拉提安落得和前任同樣的下場。

每當不列顛的軍團想起當年把教會和帝國獻給偉大的君士坦丁的場景，我們就會明白他們選擇第三位皇帝的奇特動機。他們發現有一個列兵的名字叫君士坦丁，還沒有權衡他是否有能力和份量來維護這一光榮的名號，就任性而輕浮地把他扶上寶座。然而比起馬可和格拉提安的短暫統治，君士坦丁的權力倒是很穩固，政府的運作非常成功。他考慮到要是把無所事事的軍隊留在營區會帶來危險，過去已經發生過兩次謀叛和流血事件，這逼得他不得不動手征服西部的行省。君士坦丁率領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布涅格登陸，休息了幾天後，就號召高盧的城市掙脫蠻族的枷鎖，承認他是合法的君主。這些城市毫不猶豫就響應他的號召，願意服從他的統治，拉文納的宮廷抱著置身事外的心理，這就等於解除了一個被棄民族所應盡的忠誠責任。西部的人民現在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能夠接受所處局勢的變化，他們不僅毫無顧慮而且帶著幾分希望，產生自欺欺人的想法，認為他的部隊和權勢，能夠以皇帝的身份在高盧定居下來，保護不幸的國度免遭蠻族的蹂躪。君士坦丁首次成功地擊敗了分兵的日耳曼人，奉承的聲音將之誇大為戰績輝煌的決定性勝利。敵人再度聯合起來擺出傲慢無禮的姿態，讓對方知道上次的勝利並不足恃。雙方經過談判獲得了一段短暫而不穩的休戰期，有些蠻族的部落在他大方的賜予和承諾之下，答應出力防守萊茵河。這種花費很大而且得不到保證的協定，無法重建高盧人原有的作戰勇氣和實力，只能羞辱君主的尊嚴，耗盡國庫僅存的財富。

這位虛有其表的高盧解救者，沉浸在自己想像出的勝利中，帶著揚揚得意的神態向南方的行省進軍。不出意料，他本人很快就遭遇到了危險。哥特人薩魯斯奉令把叛賊的頭顱送到霍諾留的腳前，於是不列顛和意大利的部隊，毫無意義地消耗在內戰之中。君士坦丁損失了查士丁尼和尼維加斯特斯兩員將領，前者在戰場被殺，後者在與叛黨的和談中遭到毒手，他不得不加強防禦能力，在維埃那固守。皇家軍隊在經過7天的攻城後，突然開始撤退，同時很可恥地用金錢向阿爾卑斯山的山賊和土匪買得安全通過的保證。
[252]

 這片山區現在將兩個敵對國家的統治疆域分隔開，兩邊邊界線上的堡壘都派遣了帝國的部隊守備，這些兵力原先大可以用來有效保衛羅馬的國境，對抗日耳曼和西徐亞的蠻族。

在比利牛斯山脈的這一邊，君士坦丁的野心隨著危險的臨近而被證實。他的帝座很快通過征服西班牙或者說是歸順建立起來。西班牙主要是基於常規和習慣性的臣屬地位，他們接受了高盧統領所委派的官員和法令。僅有的對君士坦丁權威的反對並非來自政府的授意和人民的習氣，而是出於狄奧多西家族私人的情緒和利益。留在家鄉的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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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故去的皇帝那裡，獲得了很高的地位和豐富的家財，因此頗為親友推崇，很多受到恩惠的年輕人冒險前來投效，想從狄奧多西的兒子那裡尋找機會。他們想要掌握琉息太尼亞的駐防部隊，失敗以後，就退守自己的產業，用私人經費武裝起一支部隊，全部由奴隸和徵召的追隨人員組成，很勇敢地前去佔領比利牛斯山的堅固據點。國內的反抗事件使高盧和不列顛的君主產生警惕心，也感到困窘，迫得他要與蠻族協防軍的幾支隊伍進行磋商，好為西班牙戰爭效命疆場。這些部隊有顯赫的戰功，被稱為「霍諾留幫(Hon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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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字可以提醒他們要效忠合法的君主。

要是這個說法講得通，那麼蘇格蘭人肯定也會偏愛一個不列顛的國君。摩爾人和馬科曼尼人受到篡奪者極度慷慨的引誘而加入他們的陣營，說是事成以後要把西班牙的軍職甚或公職分配給蠻族。霍諾留幫的部隊一共有9個隊，總兵力不超過5000人，我們可以很容易查到他們在西部帝國的建立過程。這些數量有限的兵力足夠結束這次戰爭，免得君士坦丁的權力和安全受到威脅。狄奧多西家族的農民部隊在比利牛斯山被包圍殲滅，有兩個兄弟的運氣很好，從海上逃到意大利和東部帝國，另外兩位被拘禁一段時間後在阿爾勒遭到處決。對公開的羞辱毫無感覺的霍諾留，或許會因高貴的親戚遭到不幸而受影響。如此微弱的武力就決定了遼闊的歐洲西部的所有權，所及的範圍從安東尼邊牆到赫拉克勒斯之柱。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根本不瞭解重大變革的前因後果，持著狹隘而偏頗的觀念，毫無疑問不會把有關和戰的軍國大計看得那麼重要。但是國家實力整個在衰敗之中，甚至將專制政府最後的資源都消耗一空，民窮財盡的行省所得歲入已經負擔不起軍事行動所需的費用，無法使不滿和怯懦的人民入營服役。


 八、斯提利科的綏靖行動和產生的影響(404—408 A.D.)

詩人運用奉承的筆調敘述羅馬鷹幟在波勒提亞和維羅納的勝利，從意大利的邊境追擊倉促撤退的阿拉裡克，一隊想像中的幽靈隊伍，在蠻族大軍的上空盤旋，帶來的戰爭、饑饉和疾病使他們幾乎全軍覆滅。這次遠征行動整個過程充滿噩運，哥特國王必須忍受相當大的損失，不斷從事襲擾作戰的軍隊要有一段休息的時間，補充所需的兵員，恢復已經喪失的信心。逆境在磨煉也在展現阿拉裡克的才華，英勇無敵的名聲吸引蠻族最剽悍的勇士投效哥特人的陣營，他們來自黑海到萊茵河這片廣大的地區，掠奪和征服的慾望掀起洶湧的怒潮。斯提利科認為他是值得尊敬的敵手，阿拉裡克立刻接受對方的友誼。他拒絕為東部的皇帝服務，願意與拉文納的宮廷締結和平盟約，成為伊利裡亞統領轄區內所有羅馬軍隊的主將。霍諾留的大臣(斯提利科)過去曾被授予這個職位，他所統治的整個地區完全依據古老的界線劃定，為了使雄圖大展的計劃能夠順利進行，條約裡訂出或暗示了相關的條件，然而卻因拉達蓋蘇斯的大舉入侵而暫緩實施。哥特國王保持中立的立場，可以與愷撒對喀提林叛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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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漠不關心的態度相比，他對共和國的公敵拒絕給予協助，但也不加以反對。等擊敗汪達爾人後，斯提利科重申對東部各行省的權力，指派負責司法和財務的文職官員，同時宣稱他已失去耐心，要率領羅馬人和哥特人的聯軍直迫君士坦丁堡的城門。但斯提利科厭惡內戰，他非常清楚國內軟弱的狀況，無論如何還是以謹慎為上策，所以國內的和平勝於國外的征服是無可置疑的主張，同時他最關心的大事，是要使阿拉裡克的軍隊遠離意大利。這種企圖並沒有逃過哥特國王洞察一切的眼光，他繼續與敵對的宮廷保持讓人起疑的聯繫，甚至可以將之視為對斯提利科的反叛。同時他像貪得無厭的傭兵，深入色薩利和伊庇魯斯發起虛應故事的作戰，然後立刻回師對毫無成效的作戰索取數額龐大的報酬。他從意大利邊界靠近艾摩納的營地，把很長一份承諾經費和補給的記錄，派人呈送給西部的皇帝，要求立即滿足自己所需，並暗示拒絕會產生的後果。雖然他的行動帶有敵意，但他的言辭倒是非常得體而且順從，很謙卑地表白自己是斯提利科的朋友和霍諾留的士兵，會毫不遲疑率領部隊進軍對抗高盧的篡奪者，懇求賜予西部帝國無人領有的行省，作為哥特民族永久的居留地。

這兩位政客想欺騙對方和整個世界，有關政治的秘密記錄一定被收藏在難以進入的暗室之中。若非阿拉裡克和斯提利科在人數眾多的會議中發生爭論，顯示出兩人有聯繫，否則根本無人知曉此事。政府需要人為的支持，就必須移樽就教於自己的臣民不可，所表現出的原則與其說是溫和倒不如說是軟弱，因而在不知不覺中恢復了羅馬元老院的權勢。霍諾留的大臣用恭敬的態度與共和國的立法機構進行磋商，斯提利科在愷撒的宮殿召集元老院會議，用委婉的言辭報告政府事務的實際狀況，提出哥特國王的需求，和平與戰爭會遵從他們明智的抉擇。議員從400年的睡夢中突然驚醒，但看來在重要的事務上，他們只能激起前輩所具有的勇氣而非智慧。他們用正常的發言或喧囂的呼叫大聲宣稱，花錢購買短暫而恥辱的休戰，對羅馬的尊嚴沒有任何好處。高傲的人民做出的判斷，常會無可避免帶來毀滅的羞辱。大臣有關和平的意圖，只有少數沒有骨氣或被收買的追隨者給予支持。他只能就自己的行為甚或哥特君王的要求致歉，期望能平息大家的情緒。

支付給蠻族津貼激起了羅馬人的氣憤不平，但我們不應該將之看成是貢金或贖款，說蠻族用武力的威脅來強行勒索(這是斯提利科的說辭)。阿拉裡克對被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所篡奪的行省，很誠懇地向共和國提出主權的要求，以作為對他的服務公平而合理的報酬。阿拉裡克之所以中止作戰行動開始後撤，是因為皇帝非常急迫地給他去信，雖然是私函，他也只有服從。經由塞妮娜的調停，已經獲得這些有違原來宗旨的命令(斯提利科沒有掩飾自己家族所犯的錯誤)。他的妻子很重視孝道，為此與她的皇帝兄弟產生了意見分歧，而這位兄弟是她養父的兒子，人往往把親情看得比公眾利益更重，所以他也無法對此事進行追查。

這種表面上的理由雖然得到斯提利科的認同，卻隱約掩蓋著拉文納皇宮的陰謀活動。經過一場激辯後，議員仗義勇為和堅持自由權利的呼聲平息下來，元老院勉強給予批准，同意以津貼的名義支付給阿拉裡克4000磅黃金，以保障意大利的和平，修復與哥特國王的友誼。朗帕狄烏斯是會議裡最有名望的成員，他堅持不同的立場，大聲疾呼表達反對的意見：「這不是和平條約而是賣身契。」然後他很快躲進基督教堂的庇護所，好逃避大膽抗拒所帶來的危險。


 九、奧林庇烏斯的陰謀和斯提利科的覆亡(408 A.D.)

但是斯提利科的統治即將走向終點，自尊心很強的大臣察覺到羞辱臨頭的跡象。朗帕狄烏斯的大膽舉動受到讚許，元老院不願長期居於卑躬屈節的地位，對只能招怨且虛有其表的自由權利，擺出輕視和抗拒的態度；部隊仍舊擁有羅馬軍團的名義和特權，他們對於斯提利科偏愛蠻族而憤憤不平；公眾的災禍是人民墮落的必然後果，卻全部被歸咎於大臣有害的政策。然而斯提利科只要維持統治權，就能夠掌握皇帝懦弱的心靈，就能繼續對抗人民甚或士兵的叫囂。但原來聽話而又溫馴的霍諾留開始對他產生畏懼、疑慮和憎恨等情緒，奸詐的奧林庇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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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基督徒的虔誠面具掩飾他邪惡的本質，在暗中陷害他的恩主(公元408年5月)。奧林庇烏斯靠著斯提利科的提攜擢升為皇宮中地位最高的官員，對毫無懷疑之心的皇帝揭露真相：皇帝已經年滿25歲，在自己的政府中卻沒有份量和權力。同時奧林庇烏斯很生動地描述斯提利科的企圖，用非常巧妙的手法打動了怯懦和怠惰的皇帝，說斯提利科準備謀害君王，懷著莫大的野心要讓他的兒子優奇裡烏斯戴上皇冠。皇帝在這位新寵臣的唆使下，發出自主的聲音，以顯示君王的尊嚴和地位。斯提利科很驚奇地發現，宮廷和御前會議在暗中的決定，全都違反他的利益和意圖。霍諾留宣稱不願居住在羅馬的皇宮，情願回到拉文納安全的城堡。等接到他的兄弟阿爾卡狄烏斯死亡的信息，便準備拜訪君士坦丁堡，要以監護人的身份，管理年幼的狄奧多西所統治的行省。
[257]

 霍諾留在得知這樣大規模的遠征行動所要面對的困難和所需的費用後，就停下了為突然的進軍所進行的積極準備工作。但皇帝前往帕維亞的營區這一行動隱藏著危險的陰謀，這裡的部隊都將成為斯提利科的敵人，雖然他的蠻族協防軍仍舊駐紮在當地。斯提利科平時對查士丁尼的意見言聽計從，這位他所信任的羅馬人是他的擁護者，不僅非常活躍而且很有遠見，他反對他前往帕維亞，因為會對他的聲望產生不利影響，還會危及他的安全。查士丁尼費盡唇舌但毫無成效，這注定了奧林庇烏斯將贏得勝利，行事謹慎的律師於是離開即將滅亡的贊助人。

皇帝行進途中經過博洛尼亞，斯提利科在暗地裡操縱激起警衛兵變，之後又得到平息，他宣佈對罪犯處以十一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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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認為他們過去有功於國家而給予赦免。這次暴亂事件後，皇帝最後一次擁抱大臣，這時已把他看成叛賊。霍諾留繼續前往帕維亞營區，接受部隊對皇帝的歡呼，大軍在此集結是為了進行高盧戰爭。第四天早晨，皇帝在奧林庇烏斯的教唆之下，宣佈要集合軍隊舉行宣誓典禮，而這些士兵經過奧林庇烏斯花錢收買和大力說服，準備執行血腥的陰謀。一聲號令下，他們先殺掉了斯提利科的朋友，這些都是帝國最顯赫的官員：像是高盧和意大利的兩位禁衛軍統領、騎兵和步兵的兩位主將、御前大臣、財務大臣、內務大臣和宮廷伯爵，還有很多人員失蹤，很多房屋受到劫掠，憤怒的士兵繼續施展暴行，直到日暮才結束。皇帝被發現渾身戰慄地站在帕維亞街頭，沒有穿袍服和冠冕，他接受寵臣勸說，責備死者的罪過，用嚴肅的言辭嘉許兇手的忠誠和主持正義的行動。

帕維亞大屠殺使斯提利科內心充滿悲憤和憂慮，他很快在博洛尼亞營區召集同盟領袖會議。斯提利科麾下的這些追隨者會一起遭到滅亡的命運，衝動的呼叫在會場中響起，大聲吶喊著要為死者報仇，一刻都不能拖延，只要打著英雄的旗幟進軍，勝利就會唾手可得。有罪的奧林庇烏斯和墮落的羅馬人，都會受到打擊和制裁，最後要將他們連根剷除，甚至可以把皇冠戴在受枉屈的將領頭上。斯提利科沒有立即下定決心，否則局勢大有可為，他在猶豫遲疑中喪失了時機，以致陷入無法挽回的困境。他仍舊不知皇帝下落，也不相信自己人員的忠誠，同時他感到害怕，為對抗意大利的軍隊和人民，必須武裝一大群難以駕馭的蠻族，這很可能帶來致命的後果。關係密切的盟友無法忍受他那怯懦和遲疑的拖延，帶著畏懼和氣憤的心情撤離。薩魯斯是哥特人武士，在蠻族中以孔武有力和作戰剽悍而知名，在午夜時突然侵襲恩主的營地，搶奪行李輜重，殺死護衛的匈奴人，衝進帳幕。大臣心中憂慮尚未入睡，正在沉思自己所處險境，好不容易逃脫哥特人的殺害，立即對意大利的城市發出最後警告，要他們關上城門防範蠻族。

這時斯提利科已走上絕路，迫得只有到拉文納自投羅網，豈不知該地已完全落入仇敵手中。奧林庇烏斯擁有霍諾留授予的軍政大權，很快就知道他的對手以哀求者的身份，落腳於基督教堂的祭壇前面。這位偽君子的性格卑劣，裝出虔誠的面孔採用規避的手段，不願違犯神聖的庇護特權。赫拉克利亞安伯爵率領一隊士兵，在清晨(公元408年8月23日)出現在拉文納教堂前，主教對赫拉克利亞安莊嚴的誓言感到滿意，他宣稱他們接到的皇室命令是要保護斯提利科本人的安全。等到不幸的大臣受騙踏出聖所大門，赫拉克利亞安拿出死刑執行狀要立即動手處決，斯提利科的罪名是謀逆和犯上。他保持平靜的態度沒有申辯，隨從明知大勢已去，仍想給予無效的援救。斯提利科不愧為羅馬最後一個名將，情願引頸就戮，死於赫拉克利亞安的劍下。


 十、霍諾留宮廷對斯提利科親友的迫害(408 A.D.)

皇宮那群奴才過去一直崇拜斯提利科的權勢，現在對他的敗亡橫加誣蔑。從前只要與西部主將有一點親屬關係，就能獲得財富與官職，現在這些人全部受到刻意的罷黜和嚴厲懲處。他的家庭與狄奧多西皇室有三重聯婚的姻親關係，最後卻落到極為悲慘的處境，甚至對地位最卑微的農夫都羨慕不已。他的兒子優奇裡烏斯在逃走途中被截回，無辜的青年被處死後，塞曼提婭與她的丈夫離婚，補上了姐姐瑪利亞的位置擔任皇后，也像瑪利亞一樣雖然結婚，卻始終是處女之身。斯提利科的朋友即使逃過帕維亞的屠殺，也受到奧林庇烏斯斬草除根的迫害，在殘酷的審訊之下，要他們承認結黨密謀和褻聖弒君之罪。他們寧可死也不願承認莫須有的罪名，這種堅定的意志證實庇主的識人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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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含冤受屈。專制的權力可以取人性命而無須審判、抹殺功績無需證據，不辨忠奸的司法無法使後代子孫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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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提利科功在國家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的罪名不僅證據薄弱而且未必如此，完全是出於眾口鑠金的阿諛和仇恨。在他死後4個月，西羅馬帝國以霍諾留的名義頒布了一封詔書，要恢復兩個帝國的自由交往和聯繫，詔書中稱，過去因為公眾之敵從中作祟，才會長期中斷。這位大臣的名聲和財富來自國家的繁榮興旺，現在卻被指控要把意大利出賣給蠻族，完全無視他在波勒提亞、維羅納以及佛羅倫薩的城牆之下，屢次擊敗蠻族大軍的豐功偉績。更說他圖謀要將帝冠置於其子優奇裡烏斯的頭上，如果他真有這種念頭，那在執行時不可能沒有準備和同謀。這位「有野心的」父親也不應該讓「未來的皇帝」優奇裡烏斯在20歲時，還在秘書處擔任護民官這樣低微的職務。甚至斯提利科的敵手帶著惡意指責他的宗教信仰，他那把握時機而且帶有奇跡性質的救援，當時在教士的讚許下舉行了虔誠的慶典。然而，現在這些教士卻斷言，一旦優奇裡烏斯即位馬上就會採取措施恢復偶像崇拜，並對教會進行迫害行動。事實上，斯提利科的兒子一直在基督教內部接受教育，身為父親的他一貫表示同意和熱烈的支持。
[261]

 塞妮娜竟敢把灶神廟所供神像的華麗項鏈據為己有。
[262]

 褻瀆神聖的大臣所作所為受到異教徒的詛咒，他下令將西比萊聖書和羅馬神諭丟到火裡。
[263]

 斯提利科的真正罪名是傲慢的言行和懾人的權力，他抱著高貴的情操不願讓自己的同胞流血犧牲，這幫助了不值一提的敵手獲得勝利。即使霍諾留如此對待這樣一個過去曾盡力保護他的童年和捍衛他的帝國的人士，但後代子孫仍不屑責備皇帝的忘恩負義，這可說是對霍諾留的最後一次羞辱。

在這一大批跟著遭殃的人員當中，他們的財富和地位在當時都受人矚目，我們的好奇心僅及於著名的詩人克勞狄安。他受到斯提利科的關懷和照應，也隨著庇主的敗亡而慘遭摧殘。他在宮廷的位階是擔任名義上的護民官和書記官，要感激塞妮娜的牽線，讓他能夠娶得阿非利加行省富有的女繼承人。
[264]

 克勞狄安獲得羅馬元老院的賞識和厚愛，其雕像被豎立在圖拉真廣場。
[265]

 等到讚美斯提利科的言辭成為犯罪的證據，權勢熏人而且心胸狹窄的廷臣，就把克勞狄安視為眼中釘，為他那無禮的才智所激怒。他曾經用生動的雋語加以比較，描繪出意大利先後兩位禁衛軍統領完全相反的性格。有一位像哲學家那樣無為而治，情願把時間花在睡眠和閱讀上；對比之下，另外一個是唯利是圖的貪官，不辭辛勞追逐著不義之財。「多麼幸福!」克勞狄安說道，「要是馬利烏斯一直清醒而哈德良永遠沉睡，意大利的人民該有多麼幸福!」像這種友善和溫馨的規勸不會干擾到馬利烏斯的休憩，但是哈德良在旁虎視眈眈等待報復的機會，輕易就通過斯提利科的仇敵之手，將令人討厭的詩人變成微不足道的犧牲品。不過，詩人在這場混亂的變局當中，行事非常謹慎小心。他寫了一封卑躬屈膝的求饒書信，向受到冒犯的統領公開認錯，用悲慘的筆調悔恨當年的輕率和幼稚，表明那完全是出於衝動和愚蠢，誠摯希望他的對手能像神明、英雄和獅子那樣，具有慈悲為懷的精神，望寬宏大量的「哈德良」能高抬貴手，放過毫無抵抗力且受人輕視的仇人。他已處於羞辱和貧困的卑賤地位，因為放逐、刑求和親密友人之死，而受到很深的傷害。

不論他的懇求是否有效，未來的生活是否發生意外事件，不過幾年時光，詩人就和斯提利科一樣逝去，那位「哈德良」的名字也被人遺忘。但只要拉丁語文仍舊被保存和運用，閱讀克勞狄安的作品就會給人帶來歡樂。如果我們公正衡量他的功過，我們就得承認，克勞狄安沒有使我們的理性得到滿足，當然更無法讓理性保持沉默。要想寫出一篇能夠稱得上崇高和蕩氣迴腸的文章並不容易，同樣，要想挑選出能夠打動人心、放飛我們想像力的詩句也不容易。我們要想從克勞狄安的詩中，尋找到有趣寓言中令人愉悅的創見和人的操行，或是現實中合理而生動的人物和環境，這一切都是白費工夫。我們知道他寫出這些祝頌或抨擊，都是為了服務他的庇主，這些因襲的作品鼓舞他的意念，要令其超過真理和自然的限制。不過，這些不完美的形象在某種程度上為克勞狄安的詩意所彌補，他用少見而寶貴的才華使卑賤的題材得以提升，貧瘠的題材得以修飾，單調的題材得以變化。他的詩歌在敘事詩方面尤其有特色，表現得柔美和華麗，大多展現出多樣化的想像力，不會濫用自己的知識以穿鑿附會，有時會表現出強有力的風格，以及一種永恆而和諧的韻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些讚許，無論是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都適用。克勞狄安並不顯赫的出身，使我們更要為他的功績添上一筆；他是藝術和帝國衰微時代的埃及人
[266]

 ，從小接受希臘人的教育，成人後不僅精通且能駕馭拉丁語文，翱翔於軟弱無力的當代人士之上，在相隔300多年後又置身於古羅馬的詩人之列。
[267]




 第三十一章 阿拉裡克入侵意大利 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對策 羅馬第三度被圍，城破遭受哥特人的暴行掠奪 阿拉裡克之死 哥特人撤離意大利 君士坦丁王朝的沒落 高盧和西班牙為蠻族所據 不列顛的獨立(408—449 A.D.)


 一、西部帝國式微導致哥特人入侵意大利(408 A.D.)

國勢衰弱而政出多門的羅馬當局毫無獨立自主的能力，竟公然出現要與敵國保持密切聯繫的現象，阿拉裡克若能參與拉文納的國務會議，也會像霍諾留的大臣一樣，勸他盡快處死斯提利科。
[268]

 哥特國王內心儘管極為尊敬他，但還是想要摧毀心目中的強敵，因為這個死對頭在意大利和希臘，曾兩次想用武力將他的軍隊殲滅。宮廷大臣基於深仇大恨和利害關係，處心積慮要讓偉大的斯提利科受辱敗亡。薩魯斯的英勇，他在軍隊中的名聲，以及在蠻族聯盟中基於個人行為或父輩遺傳下來的威望，只能使他在那些看不起或厭惡圖皮利奧、瓦拉尼斯和維吉蘭提烏斯的卑鄙朋友中產生影響。這幾個將領從以往表現來看根本不配稱為軍人，現在也比照新近發跡的寵臣，紛紛晉陞為指揮步兵、騎兵和內廷部隊的主將。哥特君王一定會欣然簽署奧林庇烏斯為頭腦簡單又信仰虔誠的皇帝所擬定的詔書。霍諾留驅除了所有反對正統教會的人員，不讓他們擔任公職。凡對他的宗教持異議的人員，他絕不讓他們在軍隊服役。他採取非常草率的行動，將很多勇敢且經驗豐富的軍官解職，只因為他們堅持異教信仰，或者接受阿里烏斯教派的見解。諸如此類的措施對敵人極為有利，阿拉裡克必然贊同，或許會自己提出建議。至於蠻族是否會接受帝國大臣的指示或是得到他的默許，拋棄極不人道的殘酷行為，增進本身所能獲得的利益，這點倒是值得懷疑。追隨斯提利科的外籍協防軍對他的受害感到悲痛萬分，想要報復但考慮到妻子兒女的安全，只有黯然打消這種念頭。他們的家屬都被當作人質，拘留在意大利警衛森嚴的城市裡，最值錢的財物也被放在城中。就在此時，隨著動手的信號發出，意大利的城市為恐怖的屠殺和掠奪所玷辱，蠻族的家人和財產慘遭毀滅。蠻族的部隊因為所受的傷害而激起暴怒，即使最溫馴和滿身奴氣的人也會鋌而走險，他們把憤恨和希望的眼光投向阿拉裡克的軍營，異口同聲立下重誓，要用血債血還和永不言和的戰爭，來報復這個奸詐背信的民族。霍諾留的大臣犯下天怒人怨的行為，帝國不僅喪失3000名最勇敢士兵的協力，反而令他們成了心腹大患，這支戰力強大的軍隊足以左右戰局。現在這枚砝碼從羅馬人這邊轉移到了哥特人的天平上。

哥特國王所面對的這個敵人，所做出的行為缺乏長遠考量和全盤計劃，所以無論是運用談判的技巧還是戰爭的手段，他都能保持優勢地位。阿拉裡克從他駐紮在意大利邊界的營地，密切注意宮廷發生的變革事件，觀察爭權奪利和內部不滿情緒的發展，掩飾著蠻族入侵者的敵對態度，裝出一副斯提利科的朋友和忠心盟友的親善姿態。當蠻族不再對斯提利科產生畏懼之心，就對他的功業表示由衷的讚頌和惋惜。心懷不滿的人感到自己所受切身的痛苦，更加堅定決心要用迫切的邀請，敦促哥特國王入侵意大利。國王自己也有理由作為進攻的借口，帝國的大臣仍舊拒不支付元老院許諾給他的、作為對他的賞賜以及安撫他的憤怒的4000磅黃金。他堂堂正正的堅毅態度加上運用權術的審慎作風使得他的計劃獲得了成功。他要求必須滿足他的公正而且合理的願望，同時信誓旦旦提出保證，只要他獲得應得的黃金，就會立刻退兵。他無法相信羅馬人的承諾，除非把兩位國家高級官員的兒子埃伊烏斯和賈森送到他的營地作為人質，但為表誠意，他也會派遣幾位哥特民族出身高貴的青年當作交換。阿拉裡克故作謙遜的態度，被拉文納的大臣誤解為軟弱和恐懼，他們不屑於和對方談判和平條約，也認為沒必要集結軍隊。他們太過輕率地自信，完全不知道大禍即將臨頭，在決定和戰的關鍵時刻，喪失機會，造成無可挽回的局面。

就在山雨欲來的寧靜中，大臣期望蠻族會從意大利邊境撤離，阿拉裡克卻在此時大膽而迅速地進軍(公元408年10月)，越過阿爾卑斯山和波河。阿奎萊亞、阿爾提努斯、康科迪亞和克雷摩納等城市，屈服在他的強大兵力之下，馬上遭到蠻族的剽掠和搜刮。3000名協防軍的加入更增強了他的聲勢，未在戰場遭遇敵軍一兵一卒的狀況下，神速前進，抵達保護西部皇帝難以攻陷行宮的沼澤邊緣。行事謹慎的哥特人領袖知道圍攻拉文納沒有多大指望，而是沿著亞得裡亞海岸一路燒殺下去，意圖征服偉大的羅馬。有一個意大利隱士以宗教的熱忱和聖潔的言行，深受蠻族尊敬，在遇到這位得勝君王時，大膽宣稱，憤怒的上天將要降災給地上的壓迫者。阿拉裡克嚴正回答，他感覺到一種神秘而靈性的衝動，驅使他向羅馬進軍，聖徒聽了無話可說。阿拉裡克知道，憑著他的才華和運道，能勝任極為艱巨的冒險行動，而他在哥特人民中喚起的熱情已在不知不覺中消除了這些民族過去對羅馬人的莊嚴和名聲懷有的幾乎出於迷信的尊敬。他的軍隊為掠奪的希望激起高昂的士氣，沿著弗拉米尼亞大道前進，佔領無人防守的亞平寧山隘口，
[269]

 進入富饒的翁布裡亞平原，就在克利圖姆斯河岸紮營，肆意屠殺並飽食那長期以來為供羅馬人舉行凱旋式之用而飼養的乳白色牛群。納爾尼這座小城居高臨下，加上及時發生一陣暴風雨，在雷鳴閃電中免於被攻陷的命運。同時哥特國王也瞧不起沒有油水的獵物，仍舊保持奮不顧身的勇氣繼續進軍，等他穿過用蠻族戰利品裝飾得極為雄偉的凱旋門，就在羅馬城下紮營。
[270]




 二、羅馬在歷史上面對強敵壓境的作為

帝國都城在長達619年的歲月中，從未遭到外敵臨門搦戰的羞辱。漢尼拔遠征的失敗也只不過是凸顯出了元老院和人民的品質：元老院要是與國王的御前會議相比，成員的身份稍顯卑下，也顯不出高貴的氣質；人民就像皮洛斯的使臣所言，是一群不怕犧牲、殺之不盡的「九頭蛇怪」
[271]

 。

在布匿戰爭期間，每一個元老院的議員或作為下級軍官，或擔任高級軍官，都要在軍隊服完規定期限的兵役，而那條臨時授予執政官、監察官或獨裁官臨時指揮權的敕令，產生了很多作戰英勇又經驗豐富的將領，為共和國提供援助。戰爭初期羅馬人可以從軍的及齡公民只有25萬人
[272]

 ，其中有5萬人為了保衛國家而犧牲性命。部署在意大利、希臘、撒丁尼亞、西西里和西班牙不同營地的23個軍團，大約需要10萬人。但在羅馬和鄰近地區還有數量與此相等的人，他們一樣有從軍報國的雄心壯志，每位市民從幼年起，就像一個士兵一樣接受體能和軍事訓練。

漢尼拔鑒於羅馬元老院既不派兵解卡普亞之圍，
[273]

 也沒有集結分散的部隊，只是等待著他率軍進犯羅馬，這種堅毅的精神倒是使漢尼拔大感驚異。他在距離城市3英里的阿尼奧河河畔紮營，很快獲得消息，說他紮營的土地，在一次公開拍賣中被人用適當的價格買走，同時有一支部隊以與他位置相反的路線，奉命增援西班牙軍團。
[274]

 他率領阿非利加的部隊來到羅馬城，發現有三支大軍列出陣勢，準備接戰。這時漢尼拔知道一定要擊滅最後一支敵軍，否則就沒有脫身希望，心中不禁產生畏懼，立即匆忙撤軍離開，他不得不承認羅馬人的豪邁氣概天下無敵。

布匿戰爭後，元老院的議員一脈相承保留了共和國的稱呼和形象，霍諾留的臣民日益墮落，竟恬不知恥地以當年曾擊退漢尼拔的大軍、征服地球上許多民族的英雄後代自詡。信仰虔誠的保拉
[275]

 對繼承世俗榮耀，卻表現出鄙夷的態度。她的宗教導師、著名的傳記作家傑羅姆，對這方面有很詳盡的敘述：按她父親的家譜可以追溯到高貴的阿伽門農，似乎他們身上有希臘人的血統；但她的母親布萊西拉卻在她的祖先名單裡開列出了西庇阿、埃米利烏斯·保盧斯和格拉古兄弟這些偉大的人物；保拉的丈夫托克索提烏斯自認有皇室血胤，來自尤里安家族的祖先埃涅阿斯
[276]

 。富豪巨商希望有高貴的家世，可以從自我誇耀中滿足虛榮的心理，門下的食客在旁高聲頌揚使他們得意忘形，更容易使無知的老百姓相信他們身價不凡。而且當時的習俗是可以採用庇主的姓氏，使得被釋的自由奴和部從能夠名列聲名顯赫的家族，也助長這種愛慕虛榮的風氣。

不過，大多數的名門世家在內憂外患的侵陵下，逐漸凋零以致絕滅。要想找到一個家族的第20代直系子孫，在阿爾卑斯山的深處或阿普利亞的僻野，較之於羅馬這個充滿機運、危險和變革的舞台，要容易得多。每一次王朝的鼎革，帝國每個行省總會出現一批膽大包天的投機分子，靠著自己的本領或惡行爬上顯赫的地位，攫取羅馬的財富、榮譽和宮廷，對於執政官家族留下的早已貧窮和卑賤的子孫，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壓迫或保護，而那些顯赫家族的後代，早已忘懷祖先光榮的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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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羅馬權貴阿尼西安家族的輝煌事跡

在傑羅姆和克勞狄安享有盛名的時代，元老院議員一致推崇阿尼西安家族的顯赫地位。只要稍微回顧一下他們過去的事跡，我們就能很容易瞭解這個甘心屈居次席的貴族世家是如何源遠流長而名滿天下了。在羅馬城最初的五個王朝中，無人知曉阿尼西安家族，他們的家世起源於普拉內斯特這個城鎮。併入羅馬後，這些新市民最大的野心也不過是想獲得保民官的職位，這是一個平民所享有的最高榮譽。
[278]

 公元前168年，獲得執政官名銜的阿尼西烏斯一舉征服敵軍並俘虜國王，
[279]

 光榮地結束了伊利裡亞戰爭，使整個家族出人頭地。這位將領獲得凱旋式後，後代子孫先後有三位出任執政官，使家族的名聲綿延不絕，日益昌隆。
[280]

 從戴克裡先在位到西羅馬帝國滅亡，這個家族的表現極為燦爛輝煌，與皇室的紫袍相比不會相形見絀。
[281]

 整個家族有幾個分支藉著婚姻和繼承的關係，把阿尼西安家族、佩特洛尼安家族和奧利比瑞安家族的財勢和名位聯合在一起。在每一代的後裔中，因為繼承的權利使擔任執政官的人數增加。阿尼西安家族在宗教信仰和財富產業方面，都居於最有優勢的地位。他們是羅馬元老院中最早皈依基督教的議員，很可能是因為阿尼西烏斯·尤里安的關係，他後來成為了執政官和羅馬的郡守，為了彌補曾經追隨馬克森提烏斯參加叛黨的過錯，很快信奉君士坦丁的宗教。
[282]

 普羅布斯是阿尼西安家族的族長，他不僅個人勤奮努力，曾享有與格拉提安共同擔任執政官的榮譽，四次出任禁衛軍統領的高位，龐大的世襲財產增多到了驚人的程度，無數產業遍佈羅馬世界廣大的地區。雖然公眾質疑他獲得財富的手法，但這位幸運的政客倒是氣度大方而且慷慨好施，博得部從的感激和世人的欽佩。
[283]

 人們對他生前的成就是如此尊敬，以致普羅布斯的兩個兒子在幼年時，經過元老院請求，就獲得了候選執政官的資格。從羅馬編年史上可以看到，這是從無先例的殊榮。

「阿尼西安府邸豪華的大理石柱!」是用來表示財大氣粗和富麗堂皇的一句諺語，也使得羅馬的貴族和議員只要能力所及，就盡量模仿這個光彩奪目的家族。狄奧多西時代有篇精確描寫羅馬狀況的文章，列舉1780處供有錢有勢市民居住的房舍，其中很多是華麗壯觀的府邸，使我們無法責備詩人用誇張的筆調加以描繪。羅馬城有很多處皇宮，每一處皇宮等於一座城市，在皇宮的範圍之內包括生活和享受所需的一切東西，像是市場、競技場、廟宇、浴場、柱廊、濃蔭的林木，以及人工的鳥園。歷史學家奧林庇多魯斯曾描述羅馬被哥特人圍攻的狀況，還提到幾位最富有的議員，每年可以從他們的產業中獲得4000磅黃金的收益，大約等於16萬英鎊。這裡面還沒有計算數量極為龐大的穀物和酒類，如果將這些物品發售，金額還可以增加三分之一。要是與這份極為驚人的財富相比，一個議員年收入通常是1000磅或1500磅黃金，也只能適度維持元老階級的尊榮，因為有很多的公務開支和擺排場的費用。霍諾留當政時留下的記錄提到，有幾位愛擺排場的貴族，為了慶祝出任行政長官的週年紀念，連續舉辦7天的宴會，花費金額超過10萬英鎊。
[284]

 羅馬元老院的議員所擁有的產業，遠超過現代人的標準，而且不限於意大利境內，所有權可以越過愛奧尼亞海和愛琴海，一直到達最遙遠的行省。奧古斯都為了能永久紀念阿克興海戰的勝利，
[285]

 特別建立了尼科波裡斯這個城市，全部都是虔誠的保拉名下的產業。塞涅卡還提到，過去一些敵對民族用來作為邊界線的河流，現在從市民的私人土地上流過。
[286]

 羅馬人的產業可以根據其性質和環境，由自家的奴隸負責耕作，或者簽訂契約租給勤勞的農夫。古代的經濟學家一般都贊成自行耕種的辦法，要是有的莊園距離過遠或者範圍太大，主人根本無法親自照料。他們認為要找一家世代承租的農戶，讓他們靠著土地過活，與土地相依為命，總比僱用不負責任或貪圖小利的莊頭來管理要可靠得多。
[287]



一座人煙稠密的都城有許多富有的貴族，他們無心在軍中博取功名，也很少參與政府工作，把閒暇時間全用在私人理財和生活享樂上。從商在羅馬一直受到鄙視，但元老院的議員從共和國初期開始，就以高利貸作為賺錢行業，靠這個來增加世襲財產和部從數量，為照顧當事人雙方的意願和利益，就會規避陳腐不堪的法令，有時還會公然違反。
[288]

 羅馬通常都會存放數目極為驚人的財富，有些是帝國流通的貨幣，有些則以金銀製作的器具形式存在。在普林尼時代就有不計其數的餐具櫥，所藏的白銀成色十足，比起西庇阿征服迦太基運回來的銀塊還要多得多。
[289]

 大部分的貴族揮霍成性，他們雖然是富豪世家，然而心靈上卻貧窮不堪，過著放蕩的生活卻感到百無聊賴，有成千上萬雙辛勤工作的手不斷用來滿足他的慾望，其中大部分是家裡豢養的奴隸，他們害怕受到懲罰，於是像牛馬一樣勞累。還有各種工匠和商販，他們有更為強烈的願望要獲得利潤。古人無法獲得工業進步以後所發明或改良的生活用品，現代能夠生產大量的玻璃製品和亞麻布料，使得歐洲各民族的生活更為舒適，遠超過羅馬議員講究排場的奢侈和豪華所能得到的享受。
[290]




 四、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對羅馬的描述

羅馬人的奢華和習俗一直是值得仔細研究的項目，但深入探討會使我的作品偏離主題，所以我只能簡略敘述羅馬和居民的狀況，特別是哥特人入侵那段時間。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很明智地選擇了首都，這一對於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來說最好的居家地點，把他自己熟悉的一些景象生動地糅合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之中。見識高明的讀者不一定會贊同他那嚴厲的指責、史料的選用和表達的方式，卻可能發現阿米阿努斯潛藏的成見和個人的憎恨，才會養成他絕不通融的性格，但是當看到他表現出羅馬那極為有趣而富於創意的風貌
[291]

 ，保證會滿足讀者帶有哲理的好奇心。

羅馬的偉大(以下是這位歷史學家的說法)是建立在一種罕見而不可思議的功業和機運的結合上的。羅馬經歷漫長的幼年時期，要與意大利的各個部族進行艱辛的鬥爭，這些部族位於新興城市附近，全部都是它的敵人。到了強壯而熱情的青年時期，慨然承受戰爭的風暴，派遣戰無不勝的軍隊翻越高山渡過海洋，從地球上各個地區帶回凱旋的桂冠。最後，瀕臨老境還能憑著往日的威名降服來敵，尋求安逸而平靜的幸福生活。這座德高望重的城市曾經制服過最凶狠的民族，建立法律體系成為正義和自由永不鬆懈的捍衛者。現在像一個明智而富有的父親，把龐大的家產心甘情願交給愷撒管理，這些都是它寵愛的兒子。安定而長遠的和平緊跟著共和國的動亂出現，努馬統治時期的幸福再度降臨人世，花團錦簇的羅馬仍舊是世界的女皇，臣服的民族依然尊敬人民的名字和元老院的威嚴。

但這種天賦的光輝(阿米阿努斯繼續說道)為一些貴族的行為所玷污和削弱，他們毫不珍惜個人的名聲和國家的榮譽，肆無忌憚地幹出許多罪惡而愚蠢的勾當。他們相互爭取空洞的頭銜，非常怪異地選用或生造出最崇高、最響亮的名號，像是雷布魯斯、法布尼烏斯、帕貢尼烏斯、塔拉西烏斯等，
[292]

 只為了使世人聽到後表示驚訝和尊敬。他們抱著虛幻的野心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最喜愛比照著自己的形貌，到處建立青銅或大理石的雕像，為了要稱心如意還得在雕像外表包上金箔。這項殊榮最早被授予執政官阿基裡烏斯，他靠著武力和謀略制服實力強大的安提奧庫斯國王
[293]

 。

這些貴族拿出自己在各行省擁有的產業出租清單，從日出到日落不停地炫耀家世和誇大自己的財富，非要激起每個人的恨意不可。須知這些怒火中燒的人民還記得他們的先輩，從未用精美的飲食和華麗的衣服來使自己有別於階級最低的士兵。但後來的貴族卻用高軒駿馬
[294]

 和美服華飾，衡量他們職位的高低和權勢的大小。他們穿著紫色的絲質長袍在風中飄動，有時會有意或無意地裝出激動的樣子，好顯露出他們的內衣，上面繡著各種動物圖形的精美襯袍。
[295]

 他們像騎著驛馬旅行一樣，在街道上也用同樣的速度疾馳而過，後面跟著50人組成的僕從行列，一路上把鋪道的石塊都踢鬆了。有些富家太太和豪門貴婦也大膽傚法議員的舉動，她們乘坐有篷馬車不斷在城市和郊區寬闊的大道上四處遊玩。

每當這些大人物屈尊光臨公共浴場，在進去時總是要大聲吆喝和不斷指使，把供羅馬人民使用的設施，全部包下來讓他們專用。在這種魚龍混雜、人潮擁擠的場所，他們要是遇到一個吹牛拍馬的下流傢伙，就會用熱烈的擁抱表示他們的友情。對於一般市民的問候，則露出不屑回答的傲慢態度，認為他們的身份只配吻他的手，還有一些人得跪下去親他的腳才行。等他們盡情在浴池洗滌，感到身心清爽後，就重新佩戴表示高貴身份的戒指和飾物。他們帶來的私人衣櫃裡裝滿精美的亞麻衣服，足夠供10多人穿著，他們從裡面挑選最喜愛的樣式，而且直到離開都擺出睥睨一切的態度。要是馬塞盧斯大將在征服敘古拉
[296]

 以後，表現出這麼一副德性，倒是讓人無話可說。

這些「英雄人物」有時也會完成一些更辛勞的工作，他們會視察在意大利的產業，經由奴隸勞累的雙手獲得捕獵的樂趣。
[297]

 在任何時刻，特別是炎熱的季節，如果他們能夠鼓起勇氣登上色彩繽紛的帆船，從盧克林湖
[298]

 駛向普提奧利和卡伊塔的海濱，抵達風景極為雅致的莊園，就會把這趟航行看作愷撒和亞歷山大的領兵出征。然而就拿那把閃閃發光的雨傘來說，若是有一隻蒼蠅膽敢停在綢緞傘面的皺褶上，或是有一絲陽光從疏忽而難以覺察的縫隙裡穿透過來，他們就會唉聲歎氣地說，自己為什麼要忍受這種苦難，同時裝模作樣地埋怨為什麼沒有住在辛梅利安
[299]

 ，那裡是被黑暗永遠籠罩的地區。在前往鄉下的旅程中，
[300]

 整個家庭全都會跟著一起行動，他們就像步兵和騎兵、重裝和輕裝單位、前鋒和後衛，全都在經驗豐富的指揮官調派之下。家僕頭目拿著棍棒表示他的權勢，分派和安排數量繁多的奴隸和隨從隊伍。行李和衣櫥被抬著在前面走，後面緊跟著一隊廚子，還有在廚房和餐桌旁邊服務的低層人員。隊伍的主力由雜亂無章的各種奴隸組成，無所事事跟著討生活的平民夾雜其間，整個隊伍的人數會隨著路程的增加而變得更多。最後由一隊受寵愛的閹人殿後，全部按年資的深淺排列成行。他們的人數和身受的殘害激起觀眾的義憤與厭惡，詛咒著古老年代的塞米拉米斯發明這種暴虐的酷刑
[301]

 ，其摧殘了自然的生機，使孕育未來一代的希望在萌芽時期就被扼殺。為了執行家庭的管轄權力，羅馬貴族對自身受到的傷害極度敏感，對於其他人員的遭遇則表現出漠不關心的藐視態度。當他們讓人送上熱水時，要是一個奴隸稍有怠慢不稱他們的心意，立即會被責打300皮鞭；但同樣這個奴隸若犯了蓄意殺人的重罪，主人就會溫和地責備，這個傢伙真是混賬東西，不過，要是再犯同樣的罪行，絕不會讓他逃過懲罰。

慇勤好客是羅馬人固有的美德，任何一個不相識的陌生人，都可以憑著自己的本領或是不幸的遭遇，從他們那裡獲得慷慨大方的獎賞或救助。即使是現在，要是有位身份不低的外國人被介紹給傲慢而富有的議員，第一次會晤時，主人會表示熱忱的歡迎，和藹可親得讓人感到賓至如歸，以致在他離開時，不禁會對這位顯赫朋友的情誼極為傾倒，非常遺憾未能早日訪問羅馬——這個帝國的禮儀之邦和泱泱都城。當他在次日再去拜訪，深信必然受到稱心如意的款待時，但卻非常沮喪地發現，主人已經把他這個人，包括他的姓名和國籍都忘得一乾二淨。如果他還是決心要留下來，就會逐漸被歸入幫閒食客之列，獲得准許可以向高傲的贊助人講些奉承的言辭，但這樣獻慇勤是白費力氣，這些貴族根本不知道感激和友誼，對來客的去留根本不會放在心上。

每當富豪之家舉辦盛大的、人數眾多的節慶接待，
[302]

 或是假借名目大擺窮奢極侈的家宴時，挑選賓客是他們要費心思考的頭等大事，那些謙遜、莊重或是博學多才的人士很少受到垂青。負責禮賓的管事人員卻總能記住一些下賤的渣滓的住址，把他們塞進被邀請的客人名單中。但偉大人物通常最親密的同伴就是這些幫閒食客，他們最精通的技藝就是諂媚阿諛，對不朽恩公的一言一行熱烈地喝彩叫好，用大喜欲狂的眼神注視著雄偉的大理石柱和斑斕的彩色地面，用能想到的所有言辭來讚美豪華盛大的排場和典雅高貴的派頭，就他的才能來說那是最主要的學識。在羅馬的宴席上，主人會擺出體形碩大無比的家禽、野味
[303]

 和魚類，來引起大家的好奇心，並用一台天平稱出準確的重量。較為理性的客人對這種虛榮而乏味的動作必然產生反感，這時就會挑選出一個公證人，負責記錄此一重大事件的詳細實情。

還有一種方法可以進入權貴的家庭和社會，就是參加被稱為競賽活動的賭博。很多老千結成了擁有牢固友誼的小組織，用同謀的方式聯手欺詐。行家的賭法叫特瑟拉裡安
[304]

 ，要是精通擲骰子的技術，保證可以發財且獲得備受推崇的地位。有位手法極為高明的大師，在某次晚宴中座次安排在一個行政官員之下，當時就在臉上露出憤怒和不可置信的表情，有點像加圖
[305]

 看到反覆無常的民眾，不選他擔任執政官的感覺。貴族很少對求知產生興趣，他們厭惡辛勞學習，也不知勤學有何好處，平常讀的書籍不過是尤維納爾的諷刺詩和馬裡烏斯·馬克西穆斯冗長而荒謬的歷史作品。祖先留下來的圖書館，就像陰森可畏的墳墓，整日見不到一絲光線。
[306]

 但劇院的貴重樂器，像是長笛、大型豎琴和水壓式管風琴之類，都不惜巨資建構在家中使用，人聲和樂器合奏的旋律在羅馬的宮殿和府邸裡不停蕩漾。

在這些豪門權貴的家庭中，聲色歡娛被他們看得比對理性的追求還重，對軀體的珍視更勝於心靈的修為。他們竟然奉行這種養生之道：只要懷疑自己會受到傳染，那麼即使是無關緊要的疾病，也會謝絕最親密友人的拜訪。就是派出探問狀況的僕人，也要先行洗浴一番才准進入家門。然而這種自私又怯懦的行徑，屈服在更為強烈的貪婪之下。為了獲得有利可圖的好處，一個富有的議員即使患有痛風，也會不顧一切趕到斯波萊托這樣遠的地方。
[307]

 只要有希望繼承產業或獲得遺產，就會壓下高傲和自大的情緒。一個沒有子女的富有市民，是羅馬人中間最有權勢的人物，誰都知道應該用哪些技巧，可以在一份有利於自己的遺囑上完成簽署，有時還要想辦法讓它早日生效。曾有一對夫妻住在同一住所不同的房間之內，出於不讓自己吃虧這種在所難免的動機，竟然分別請來律師，同時記述與彼此相關卻完全對立的意願。

過度的奢侈往往會為他們帶來災難性的惡果，這使得一些權貴人家不惜使用一些卑鄙的計謀。他們為了借錢，不惜卑躬屈膝，低聲下氣，那種醜態像極了喜劇裡的奴才。但要他們還錢時，就如同赫拉克勒斯的子孫，仗著自己的權勢一毛不拔。如果要債的不肯罷休，他們就會找信得過的幫閒食客，讓他控告這位不講情面的債主下毒殺人或者使用法術。只有在債主簽署一份放棄全部債務的切結以後，才會被從監獄裡放出來。這些腐蝕羅馬人道德倫理的邪惡行為，還摻和著非常幼稚的迷信舉動，使他們降低合於理性的思考能力。他們對腸卜師的預言佩服得五體投地，相信從犧牲的內臟中可以看出光明遠大的前途。還有很多人一定要遵從占星學的規定，在弄清楚水星的位置和月亮的盈虧之前，
[308]

 絕不肯進食、沐浴或在公眾場合亮相。奇怪的是，一些非常邪氣的懷疑論者對這些虛無縹緲之事深信不疑，卻完全否定神明的存在。


 五、羅馬居民的行為習性和人口數量

人煙稠密的城市是通商貿易和生產製造的中心，那些靠著技術和勞力謀生的中層階級，具有龐大的生產能力以及提供實質的服務，從這層意義來說，他們是社會中最值得尊敬的對象。但羅馬的平民長久以來就鄙視固定不變和奴僕習性的行業，他們經常遭到債務和高利貸的重壓。農民到達服兵役的年限，不得不拋下需要耕種的田地。
[309]

 意大利的土地原來被分給享有自由權利的貧窮的家庭，後來逐漸為貪婪的貴族所巧取強奪。在共和國衰亡前那段時期，據統計只有2000名市民擁有可以支撐獨立生活的財產。然而，人民經由選舉，可以授予候選人國家的公職、軍團的指揮權以及富裕行省的行政管理權，這時他們的確感到自豪，使得貧窮生活的困苦得到相當的安慰，而且也能從候選人充滿野心的慷慨中，及時獲得一些補助。這些候選人總想從羅馬的35個區部以及193個百人連中，
[310]

 獲得超過多數的選票。但當這些揮霍無度的平民階層，非常不智地放棄權力的運用和繼承以後，他們在愷撒的統治之下，成為一群可憐的賤民，要不是得到解放的奴隸和流入的移民不斷補充，可能只要幾代人的工夫就會完全絕滅。早在哈德良統治時代，一些有見識的當地人士就提出抱怨，倒也不是沒有道理。他們認為帝國的首都吸引著世間所有的邪惡罪行，以及相互對立民族的風俗習慣。像是高盧人的酗酒放縱、希臘人的狡猾輕浮、埃及人和猶太人的野蠻剛愎、亞細亞人的奴顏婢膝以及敘利亞人的淫亂好色，都打著羅馬人傲慢和虛假的名號，混雜成為包羅萬象的群體，他們藐視自己的同胞，甚至也看不起居住在這座永恆之城以外的統治者。
[311]



然而，這座城市的名字聽來仍能使人肅然起敬：居民經常會肆意引發騷亂，但總會得到赦免。君士坦丁的繼承人不會動用強大的軍事力量，粉碎民主制度最後殘留的餘孽，倒是採用奧古斯都溫和的政策，研究如何解救不計其數的貧民，消磨他們無所事事的空閒時光。
[312]



其一，為了方便懶惰的平民，把每月分配穀物改為每日發放麵包，運用公費修建並維持相當多數量的爐灶。每位市民在規定的時刻拿著一張配給票，爬上幾級台階到達指定的發放所，免費或付很少的現金買一塊3磅重的麵包供全家食用。

其二，盧卡利亞森林的橡樹果實養肥了大量野豬，像大自然賜予的特殊貢物，提供物美價廉的肉類，每年有5個月可以讓最貧窮的市民分配到燻肉。就是在最不景氣的年代，依據瓦倫提尼安三世的一份詔書，首都每年的消耗量也有362.8萬磅。

其三，古代的照明和沐浴的熱水都需要用油，羅馬每年要向阿非利加徵收300萬磅油，要是以體積計算是30萬英制加侖。

其四，奧古斯都為這個大都會提供的食物，僅以維持人類生存所需項目為準。當民眾大聲吵鬧指責酒類的價格昂貴而且獲得困難時，面容嚴肅的改革者發佈了一份公告提醒所有臣民，通到城內的阿格裡帕供水渠道，可以供應充沛的泉水，如此純淨而且有益身心健康，誰也不應該埋怨會口渴。這項嚴格的禁酒規定後來在無形中慢慢放寬，儘管奧勒良慷慨的計劃並沒有全面實施，
[313]

 酒類的獲得已經很容易而且售價不高，公共酒窖的管理被委託給層級較高的行政官員，坎帕尼亞出產的葡萄酒很大一部分供應羅馬，可讓市民大飽口福。

龐大的供水渠道受到奧古斯都的稱讚，對羅馬人的色摩也就是浴場供應所需用水。城市有很多地點都建造了浴場，它們的數量隨著帝國的興旺而增加，使得都城的建築更顯宏偉。安東尼·卡拉卡拉大浴場在規定時間開放，一共有1600個大理石座位的容量，從元老院議員到一般平民都可使用，並沒有差別待遇。戴克裡先浴場的規模更大，有3000多個座位，高大房間的牆壁上砌滿了色彩絢麗的馬賽克，模仿鉛筆畫的風格看起來非常雅致，埃及花崗岩鑲嵌著貴重的努米底亞綠色大理石，顯得格外精美，熱水從成排閃閃發光的銀噴口不斷注入寬大的浴池。就是最貧苦的羅馬人也只要花一枚小銅幣，每天就可以獲得連亞細亞的國王聽到都羨慕不已的高貴豪華享受。
[314]

 從這些建築宏偉的宮殿走出一群衣著破爛的平民，打著赤腳也沒有穿上斗篷，整天游手好閒在大街或廣場亂逛，到處打聽新聞再不然就是彼此胡鬧爭吵，把用來養活妻子兒女的少得可憐的生活費拿來賭博，將夜晚的時光花在陰暗的酒館和妓院，縱情於粗鄙而低級的色情勾當。
[315]



但是這些好吃懶做的群眾，真正感到生動而壯觀的娛樂，還是經常舉辦的公眾競技比賽和表演活動。基督徒君王基於惻隱心，禁止角鬥士慘無人道的搏命格鬥，但羅馬人民仍把賽車場視為他們的家園、廟宇及共和國之中心。焦急的群眾在天剛破曉時就趕去佔位置，很多人在鄰近的柱廊熬過無眠而憂慮的夜晚。從早到晚，顧不得日曬雨淋，有時多達40萬名觀眾全神貫注觀看比賽進行。他們的眼睛緊盯著馬匹和賽車手，心情隨著他們選擇的賽車顏色是否獲勝而感到希望或恐懼，羅馬的氣運好像全取決於比賽的結局似的。
[316]

 他們在欣賞捕殺凶狠的野獸以及各種戲劇表演時，同樣會十分激動，大聲叫囂歡呼。

現代大都會裡的戲劇節目，可以培養高雅純正的風範，提高欣賞的品位和德行，但羅馬人無論在喜劇或悲劇方面，都擺脫不了一味模仿希臘古典劇的風格。
[317]

 自從共和國衰亡後，這些劇也就跟著銷聲匿跡，
[318]

 被毫無藝術價值且庸俗不堪的滑稽劇所取代，只剩下靡靡動人的音樂和富麗堂皇的佈景。啞劇表演
[319]

 從奧古斯都在位開始一直到6世紀依然盛行不衰，這種表演形式可以不借重語言表達，便能演出古代神明和英雄的神話傳說。他們那完美的表演和藝術手法，有時會使嚴肅的哲學家為之莞爾，觀眾更會哄堂大笑為之喝彩。羅馬的劇院寬大宏偉，經常有3000名舞女和3000名歌手，加上主唱組成各種合唱團一起表演。若是發生供糧不足或政局不穩的情況，所有外鄉人都會被驅離城市，這項規定也適用於自由行業，但在公眾娛樂方面有重大貢獻的人卻不在此列
[320]

 ，他們受到群眾喜愛的程度可見一斑。

據說好奇而愚蠢的埃拉伽巴路斯曾想從蜘蛛網的數量，計算出羅馬居民的人數；一個更合理的測定方法應該受到賢明君王的注意，他們其實可以輕易解決這個對羅馬政府很重要而後代會感興趣的問題。市民的出生和死亡都要據實登記，要是古代的作家不怕麻煩，能夠提出每年的人口記錄或者每年的人口平均數，我們就可以計算出一個滿意的答案，用來駁斥學者非常武斷的說法，肯定哲學家合理且接近事實的臆測。
[321]

 經過鍥而不捨的努力，總算搜集到了若干資料，雖然還不夠完整，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是可以用來說明古代羅馬的人口問題。

其一，在帝國首都被哥特人圍攻期間，數學家阿摩尼奧斯精確測量出城牆的周長，發現其相當於21英里。不要忘記城市的形狀接近正圓，大家都知道，這是同樣周長可以包含最大面積的幾何圖形。

其二，建築師維特魯維烏斯的業務在奧古斯都時代非常發達，他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極具權威。他提到羅馬人民的居所不計其數，早已超越城區狹小的範圍，伸展到極遠的地方。由於土地緊缺，可用的空地又都被花園和別墅佔用，於是有人提出了雖不方便但卻被普遍採用的辦法，那就是住宅盡量向上空發展。這種高聳的建築物因為偷工減料的關係，很容易引起事故帶來致命的災難。所以奧古斯都甚至是尼祿都一再制定法律，規定羅馬城牆內的私人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地面70英尺。

其三，尤維納爾
[322]

 依據他本人的經驗，哀歎更為貧窮的市民所遭受的苦難，好心建議他們應該毫不猶豫搬離烏煙瘴氣的羅馬城。只要花上每年為陰暗而悲慘的住房所付的租金，就能在意大利的小城買到舒適而寬敞的住宅。可見羅馬的房租極為昂貴，富豪花費巨資購買土地興建府邸和花園，而羅馬人民絕大多數擁擠在狹小的空間。同一所建築的不同樓層和房間，分租給很多戶平民居住，跟目前的巴黎以及很多城市的做法大致一樣。

其四，狄奧多西在位時，有人撰文提到羅馬的詳細狀況，城市被劃分為14個區，所有房屋的總數是48382戶
[323]

 。這些住宅分為豪華住房和公寓兩大類，包括首都各種階層和狀況的所有住所在內，比如安尼西安那居住著眾多自由奴和奴隸的大理石府邸，以及高聳而狹窄的公寓。詩人科德魯斯和他的妻子，獲准租用一間位於屋瓦下方的極其簡陋的閣樓。要是我們採用類似狀況下適用於巴黎的平均數計算，
[324]

 就是每一戶不論大小居住25人，可以估計羅馬的居民大約120萬人。這個數目雖然超過現在歐洲最大城市的人口，但就一個偉大帝國的首都而言，並不算多得離譜。
[325]




 六、哥特人第一次圍攻羅馬以及退兵與議和(408—409 A.D.)

以上是霍諾留統治期間，羅馬遭到哥特大軍圍城或封鎖時的大致狀況。阿拉裡克急著要掌握時機發動攻擊，按照兵法部署強大的部隊。他把城池包圍得水洩不通，控制12個主要的城門，切斷所有和鄰近地區的聯繫，嚴密看管著台伯河的航道，不讓羅馬人獲得大量所需的糧食。貴族和人民在開始時，不免感到驚異和氣憤，一個卑賤的蠻族竟敢冒犯世界帝國的首都。但他們那種倨傲的態度，很快就因遭到不幸的苦難而變得較為謙遜，缺乏大丈夫氣概的憤怒，也無法轉化為對抗敵軍的武力，除了增加無謂的犧牲外，不能發生任何防衛的作用。羅馬人要是把塞妮娜本人當成狄奧多西的侄女，或者是當今皇帝的嬸母，不，應該是岳母，就一定會很尊敬。但他們卻憎恨斯提利科的遺孀，聽到她與哥特侵略者保持聯繫並正進行隱秘陰謀的傳聞竟信以為真。元老院在民眾瘋狂情緒的驅使和威脅之下，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就判處她死刑。塞妮娜極為羞辱地被吊死，然而昏聵愚蠢的民眾很驚訝地發現，不公正的殘暴行為並沒有發生效果，蠻族並沒有退兵使城市解圍。這座霉運臨頭的城市逐漸感受到糧食短缺的痛苦，後來則是恐怖的饑荒。每天供應的麵包從三磅減為半磅、三分之一磅到完全停止。穀物的價格迅速上漲，貧窮的市民買不起生存所需的食物，靠著向富有人家乞討一點殘羹度日。格拉提安皇帝的遺孀萊塔的仁慈施捨，
[326]

 使公眾的苦難一度有所紓解。她定居在羅馬，她亡夫所指定的繼承人感恩圖報，贈予她可以用來維持生活的皇族年金，她將之全部拿出來救濟窮人。但個人所有的數目有限的金額，實不足以解救眾多人民的轆轆飢腸。

災情進一步擴大，逐漸危及居住在大理石府邸的元老院議員，有很多人從小過著不知世事的享福生活，他們現在才知道人要活下去實際所需為數極少，不得不將無用的金銀財寶，換取昔日不屑一顧的少量粗糲雜糧。即使是感官或想像中最引人厭惡的食物，或是對身體和健康有害卻可以吞嚥的東西，在極度飢餓的狀況下都能大口吃進肚內。到處都可聽到陰森可怕的傳聞，有些卑鄙的亡命之徒為了活命殺死自己的同胞，然後把肉割下來吃掉。甚至有些母親(這是人類胸懷裡最強烈的兩種本能，現在竟然發生這樣恐怖的衝突)，也吃被殺幼兒的肉!數以千計的羅馬居民缺乏糧食餓死在家裡或街頭，城外的公共墓地都在敵人的控制之下，許多沒有掩埋的屍體腐爛以後，發出的臭氣瀰漫在空氣中。

悲慘的饑荒之後緊接著就是瘟疫肆虐，給羅馬帶來更為可怕的生命損失。從拉文納的宮廷一再傳來消息，保證派出迅速而有效的救援，羅馬人在一段時間內就靠這個信念，勉強維持著微弱的決心。等到他們最後對於任何人為的救助都感到失望時，只能同意求助於超自然的力量。羅馬郡守龐培阿努斯聽信一些托斯卡納占卜師的本領和法術，以為他們可以運用咒語和供奉犧牲，從天空的雲層召來雷電，發出天火燒燬蠻族的營地。
[327]

 這件重要的機密大事通知了羅馬主教英諾森，因而這位聖彼得的傳人後來受到指控，雖然毫無根據，但卻認為他重視共和國的安全，更勝於重視基督徒的嚴格教規。這個問題在元老院進行討論時，有人提出條件，就是奉獻犧牲的活動要經過批准，而且在朱庇特神廟舉行時要有行政官員在場。參與會議的大多數人員，都害怕引起神(基督教的神)和宮廷的不悅，拒絕加入這種宗教活動，因為這看上去像是公然恢復異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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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已瀕臨絕境，最後只有寄望於哥特國王大發慈悲，至少要出於節制的態度。元老院在這個緊急關頭已成為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他們立刻指派兩位使節與敵人展開談判。這項重要任務被交付給有西班牙血統的議員巴西裡烏斯，他在治理行省的工作上政績卓越。還有一個是約翰，他曾在司法部門任職護民官，不僅精通談判事務，而且過去與哥特君王的交往親密，是最適當的人選。他們獲得晉見時，竟然在如此絕境下依然擺出高姿態，公然宣稱無論是戰是和，羅馬人都決心要維護他們的尊嚴。要是阿拉裡克拒絕簽訂公正而光榮的條約，那麼他大可以吹起進軍的號角，準備與數量龐大的人民進行決戰，羅馬人不僅訓練有素而且要負隅頑抗。這位蠻族首領簡短回答：「牧草濃密，更易刈割。」在說完這句粗俗的譬喻以後，發出一陣極其侮慢的大笑，對於毫無戰鬥意志的群眾發出的威脅，表現出完全藐視的態度。何況這些人在被飢餓折磨以前，早被奢侈的生活消磨完了勇氣。

然後他用遷就的口氣開出所要求的贖金，作為他從羅馬城下退兵的代價：城內無論屬於國家還是私人的金銀、所有可以帶走的財富和值錢的物品、所有能夠證明蠻族出身的奴隸。元老院的使臣鼓起勇氣，用溫馴和懇求的聲調問道：「啊!國王，如果這些東西你全要，那麼打算留些什麼給我們呢？」「你們的命!」高傲的征服者回答。他們在戰慄之中告退，在他們離開之前，阿拉裡克同意暫時休兵，以利雙方談判。阿拉裡克蠻橫的姿態也逐漸變得更近人情，放寬原來嚴苛的條件，最後同意要想讓他解圍只要立即支付5000磅黃金，3萬磅白銀，4000件絲質長袍，3000套製作精美的紅色服裝，再加上3000磅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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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但此時的羅馬國庫已經空虛，意大利和行省龐大產業的年度租金，受到戰火截斷無法送來，金銀珠寶在饑饉時被拿來換取粗劣的糧食，暗中蓄藏的財富也因人性的貪婪秘而不宣。原來奉獻給神明的戰利品中所剩餘的財物，成為城市免於毀滅的唯一資金來源。

羅馬人在滿足阿拉裡克貪婪的要求後，很快在相當程度上恢復了和平與充裕的生活。有幾處城門在嚴密的看守下被打開，最重要的糧食從河上和鄰近地區運來，不再受到哥特人攔阻。成群的市民前往郊區一連舉辦了3天的臨時集市，商人從極為合算的貿易中賺到高額利潤。公共和私人的倉庫囤儲了大批貨物，以保障城市未來生活所需的糧食不致匱乏。阿拉裡克的軍營一直維持嚴格紀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賢明的蠻族首領嚴懲一夥無法無天的哥特人以表明他信守條約的態度，他們在通往奧斯蒂亞的大道上襲擊了幾個羅馬市民。他的軍隊獲得首都大量貢金後變得非常富有，緩緩開進托斯卡納這個美麗而豐饒的行省(409　A.D.)，打算在那裡建立冬營以便休養生息。哥特人的旌旗成為4萬蠻族奴隸的避難所，他們砸開鎖鏈獲得自由，在偉大解救者的指揮下，激起強烈的鬥志，要為奴役生活所受的傷害和侮辱而報復。大約就在此時，他得到哥特人和匈奴人強有力的增援部隊，在他急切的邀請下由他的內弟阿道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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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領。增援部隊從多瑙河的兩岸來到台伯河，一路上遭遇了佔據數量優勢的帝國軍隊，經過一番激戰後蒙受了相當損失，歷盡千辛萬苦才抵達。這位獲得勝利的領導者率領10萬名戰鬥人員，他兼具蠻族的無畏精神和羅馬將領的素養和紀律，使得意大利一提到戰無不勝的阿拉裡克，就會膽戰心驚，面無人色。

經過14個世紀的漫長時間，我們現在可以滿足於敘述羅馬征服者蓋世的戰功，而不必深入研究其政治行為的動機了。阿拉裡克可能已經從表面的一帆風順感覺到了滿足內部隱匿的弱點和缺陷，也可能他只是裝出溫和的姿態，來欺騙霍諾留的大臣，使他們失去戒備之心。哥特國王一再呼籲他喜愛和平，希望成為羅馬人的朋友。在他懇切的要求之下，三位元老院議員作為使節被派往拉文納的宮廷，商討交換人質和簽訂條約有關事項。他在談判過程中提出的明確建議，只會讓人對他的誠意產生猜疑之心，因為與哥特人目前有利的形勢不相吻合。蠻族首領仍舊渴望獲得西部軍隊主將這個極盡尊榮的位階，並規定每年獲得的穀物和金錢的補助款，同時選定達爾馬提亞、諾裡庫姆和威尼提亞所屬行省作為新王國的領地，這樣就可以控制意大利到多瑙河的重要通道。要是這些並不過分的條件遭到拒絕，阿拉裡克表示願意放棄對金錢的要求，甚至只要能據有諾裡庫姆就感到滿足。這塊地方暴露在日耳曼蠻族的進犯之下，早已民窮財盡。但大臣奧林庇烏斯個性軟弱而又固執，他那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使得和平的希望完全破滅。他根本不接受元老院非常中肯的勸告，非要派出護衛隊把使節遣送回去。這樣的兵力要是成為擺場面的隨員則人數太多，要想成為有防衛能力的部隊則實力太過薄弱。6000名達爾馬提亞人是帝國軍團的精銳，奉命從拉文納行軍到羅馬，其間要穿越毫無掩護的原野，那裡現在已被數以萬計的蠻族所佔領。這些勇敢的軍團士兵遭到敵軍包圍，在沒有救援的狀況下全部成為愚昧大臣的犧牲品，僅有主將瓦倫斯帶著100多名士兵從戰場逃出來。有位使節不再受到國際法保護，只得花3萬塊金幣的贖金獲得自由。然而阿拉裡克對這種毫無成效的敵對行動不放在心上，立即再度提出和平建議。羅馬元老院派出第二個使節團，因為有羅馬主教英諾森的加入而顯得更有份量和權勢，為了避免在路上發生危險，派出一隊哥特士兵擔任護衛。

奧林庇烏斯受到人民大聲疾呼的指控，說他是國家災難的始作俑者。要不是由於發生在宮廷的陰謀傾軋削減了他的權勢，要不然人民憤怒的情緒還會繼續遭到侮辱。得寵的豎閹把霍諾留的政府和帝國交給一個卑鄙的家奴約維烏斯，他身為禁衛軍統領並沒有發揮應有的才幹，彌補在行政管理方面所產生的過失和錯誤。罪大惡極的奧林庇烏斯不知是流放還是自行出亡，竟然能保全性命而又歷盡人世滄桑。他過著隱姓埋名到處漂泊的生活，後來又再度崛起掌握權勢，第二次受到罷黜帶來的羞辱，兩耳被割而且死於鞭刑之下，這種可恥的下場對斯提利科的朋友而言卻是遲來的正義。奧林庇烏斯深受宗教狂熱的污染，等他被除去以後，異教徒和異端分子從無理的禁令中獲得解救，可以出任國家的各項公職。

勇敢的根涅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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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蠻族出身的軍人，因堅持信奉祖先的宗教，而被解除軍中的職務。雖然皇帝親自一再對他提出保證，法律並不適用於他這種地位或功績的人物，但他拒絕接受任何帶有宗教偏見的赦免，並甘願忍受光榮的屈辱，直到處於困境的羅馬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通過適用於全體人民的公正法案。根涅裡德被擢升為達爾馬提亞、潘諾尼亞、諾裡庫姆和雷提亞的主將，其實他原來就擔任這個重要的職務。部隊在他的指揮和領導之下，像是恢復了古老共和國的紀律和精神似的，很快改變了訓練怠惰和物質匱乏的景況，士兵習於嚴格的訓練，糧草的供應也更為充裕。同時他非常慷慨，自己掏腰包提供各種獎勵和報酬，拉文納宮廷由於吝嗇或是貧困，對這方面的要求通常都會拒絕。驍勇善戰的根涅裡德使得鄰近的蠻族聞虎色變，成為伊利裡亞邊區最堅強的長城。他的警覺和細心照應，使帝國獲得了1萬名匈奴生力軍的援助。他們抵達意大利國境時帶著豐富的給養和大群的牲口，不僅足夠大軍出兵所需，也能用來建立一個墾殖區。

霍諾留的宮廷和國務會議，表現出懦弱無能和人心渙散的模樣，腐敗而近乎處於無政府狀態。衛隊受到約維烏斯的唆使，爆發怒氣衝天的叛變，要求立即將兩位將領和兩位高階宦官斬首。將領被送到船上被騙說要保護他們的安全，卻遭到秘密處決。同時皇帝賜恩給宦官，所受到的懲罰只是不痛不癢流放到米蘭和君士坦丁堡而已。宦官歐西比烏斯和蠻族出身的阿羅比克，分別接替管理寢宮和衛隊的職位，然而這兩位直屬皇帝的大臣彼此猜忌，結果造成了他們的相互毀滅。傲慢的內廷伯爵一聲令下，位高權重的寢宮總管竟然就在驚愕萬分的皇帝面前，當場被亂棍活活打死。接著阿羅比克在公眾遊行的隊伍中被殺，這可說是霍諾留一生中，唯一一次表現出勇氣和憤慨。

在歐西比烏斯和阿羅比克喪生前，他們基於自私或罪惡的動機，反對約維烏斯在裡米尼城下私自與阿拉裡克會面所達成的條約，等於為促成帝國的毀滅貢獻了一己之力。約維烏斯離開宮廷時，皇帝聽從大家的勸告要展現出至高無上、獨斷專行的權威，事實上無論是他的處境或性格，都無法達到這種效果。一封上面有霍諾留簽名的信件被送給禁衛軍統領，授予他自行處置國家財物的權力，但是要嚴詞拒絕蠻族首領傲慢無理的要求，不能出賣羅馬軍隊的榮譽。約維烏斯將這封信非常冒昧地交給阿拉裡克本人，哥特國王在會談當中一直保持自製和冷靜，看到信後用極為憤怒的詞句表示，他認為這種方式是惡意侮辱他個人和整個民族。裡米尼會議半途而廢，約維烏斯統領回到拉文納後，被迫接受宮廷極力贊同的主張，甚至自己也認為很有道理。於是在他的建議和示範之下，政府和軍隊的主要官員立下重誓，任何情況下絕不接受任何條件的和平，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與國家的敵人奮戰到底。像這樣極為草率的做法，為未來重新談判樹立了難以逾越的障礙。霍諾留的大臣竟然公然宣稱，如果他們僅向神明發出一聲呼叫，他們考慮的也是國家與公眾的安全，根本不在意個人的安危禍福。他們拿皇帝神聖的頭顱發誓，這種莊嚴的儀式觸及了至高的權威和智慧，因而要是有誰膽敢違反誓言，就等於是犯了褻瀆神聖和謀叛犯上的十惡不赦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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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哥特人第二次圍城及擁立阿塔盧斯為帝(409—410 A.D.)

皇帝和他的宮廷擺出拒人千里的態度，仗著深溝高壘苟安於拉文納一隅，使得羅馬毫無防衛力量，任憑阿拉裡克發洩心頭怒火。阿拉裡克仍舊裝出溫和的態度，當他沿著弗拉米尼亞大道進軍時，不斷派遣意大利各城鎮的主教，一再重申他的和平信念，並且向皇帝提出保證，古老的都城不會毀於戰火，也不會讓蠻族殘殺城裡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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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總算躲過大難臨頭的災禍，不是靠著霍諾留的智慧和實力，而是基於哥特國王的審慎和仁慈。他採用效果較差但卻溫和得多的強制手段，不再進襲首都，而是將兵力直接指向奧斯蒂亞港，這裡是羅馬最有創意的工程，也是最偉大的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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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的航運因為港口開闊毫無掩蔽，以致經常發生事故，影響到羅馬城的糧食供應，這一問題的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由首位愷撒的天才頭腦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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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直到克勞狄在位時才完成全部工程。人工修建的防波堤遠遠伸入大海，形成一條狹窄的進港航道，可以有效阻擋洶湧的浪濤，最大噸位的船隻也可以在三個廣闊的深水港灣裡安全錨泊。台伯河北邊的那條支流，在離古老的奧斯蒂亞殖民區約2英里的地方注入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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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羅馬海港逐漸擴展規模，成為有主教府邸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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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巨大的糧倉儲存著阿非利加運來的穀物，以供應首都所需。阿拉裡克一佔領這個重要的地方，就馬上呼籲羅馬要識時務，讓他們立即投降，並提出一項嚴正的聲明，使得他的要求更為有力：要是拒絕或稍有延誤，他會毫不猶豫地把羅馬人賴以維生的糧倉全部摧毀。人民不滿的鼓噪加上饑饉帶來的恐懼，壓下了元老院的傲慢和驕縱。他們只得聽從建議不敢稍存怠忽之心，要擁立新皇帝即位取代一無是處的霍諾留，而人選由哥特徵服者自行決定。他將紫袍授予羅馬郡守阿塔盧斯，心懷感激的君王立即宣佈他的保護人成為西部軍隊的主將。阿道法斯出任內廷伯爵，負責控制和監視阿塔盧斯。這兩個敵對的民族看來像是用友誼和盟約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羅馬的城門全部敞開，新即位的皇帝在全副武裝的哥特人前呼後擁之下，隨著浩浩蕩蕩的隊伍走向奧古斯都和圖拉真的宮殿。阿塔盧斯把行政和軍事的重要職位分派給親信和黨羽後，召開了一次元老院會議，他用非常正式的華麗辭藻發表演說，決心恢復共和國的尊嚴，統一帝國原有的版圖，將曾經聽命於羅馬的埃及和東部各行省納入統治。每一位有見識的市民聽到這種大放厥詞的言論，無不對他的格調感到無比鄙視。一個根本不懂軍事的篡奪者竟然會登上帝位，那是無理取鬧的蠻族對整個國家給予的最深傷害，使人根本無法忍受。但一般民眾輕浮善變，對於更換主子只會大聲歡呼叫好，公眾的不滿對霍諾留的敵手非常有利。尤其是那些受到壓制的教派，過去在宗教迫害的詔書下苦不堪言，而現在這位君王阿塔盧斯，曾在出生地愛奧尼亞的鄉間受過異教迷信的熏陶，後來又從阿里烏斯派的主教手裡接受神聖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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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教派期望能讓這位皇帝做出一些讓步，至少也要能獲得宗教的寬容。

阿塔盧斯初期的統治平穩且順利，他派一個心腹官員率領實力不強的部隊，前往阿非利加鞏固這一地區的臣屬地位。雖然波隆納進行了頑強而有效的抵抗，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區還是屈服在了哥特人的脅迫之下。米蘭的人民因霍諾留的棄守而對其感到不滿，在大聲歡呼中接受羅馬元老院的選擇。阿拉裡克率領一支精銳軍隊，押解著他的皇家囚徒幾乎直抵拉文納的城門。由禁衛軍統領約維烏斯、騎兵和步兵主將瓦倫斯、財務大臣波塔米烏斯和首席司法官朱利安等主要大臣所組成的使節團，在盛大軍事儀仗護送下進入哥特人營地。他們以君王的名義承認對手的合法選舉，同意由兩位皇帝分治意大利和西部各行省。他們的建議遭到輕蔑的拒絕，阿塔盧斯帶著侮辱性質的慈悲語調，使得他那反對的態度更加讓人難以忍受。他用寬大為懷的口氣表示，如果霍諾留馬上脫下紫袍，就允許他在遙遠的小島上過流放的生活，安享他的餘生。

狄奧多西的兒子目前的處境，就熟知他實力和策略的人來說，確實是瀕臨絕望的關頭，以致他的大臣和將領約維烏斯和瓦倫斯，都辜負了他的委託，可恥地背叛了即將沉淪的恩主，靦顏投靠一帆風順的敵手。像這種發生在內廷的謀逆事件真把霍諾留嚇壞了，以至於他看到每一個向他走過來的奴僕和每一個剛到達的信差，都會驚慌得面容失色，害怕那些藏在他的首都、他的皇宮甚至他的寢室裡的敵人。在拉文納的港口已經準備好幾條船，要把退位的君王送到東部的皇帝那裡，也就是他年幼侄子統治的疆域。

天無絕人之路(這是歷史學家普羅科皮烏斯的觀點)，霍諾留總算得到神明保佑。就在他絕望到無法做出任何明智和果敢的決定，只想不顧羞恥地趕快逃命時，不料竟有增援部隊抵達，4000名久經戰陣的老兵及時在拉文納的港口登陸。霍諾留把城市的守備任務交給這批驍勇的外來弟兄，他們未參與宮廷傾軋，因此還能確保對君王的忠誠，皇帝無須擔心大禍臨頭以致寢食不安。從阿非利加傳來的有利信息，瞬間扭轉了人們的看法和政局，阿塔盧斯派去的部隊和軍官，因作戰失敗以致全軍覆滅。赫拉克利亞安用無比的熱誠採取積極行動，證明了自己和人民仍舊對帝國忠心耿耿。他身為阿非利加伯爵，還為皇室送來大筆金錢，以堅定皇家衛隊效命的信念，而且他早已提高警覺，不讓穀物和食油外運，以免造成羅馬城內的饑饉、騷動和不滿。

對阿非利加的遠征失利，成為阿塔盧斯黨羽相互抱怨和指摘的根源。他的保護人內心在不知不覺中對這位君王失去興趣，因為他既缺乏指揮領導才能，也不會溫順地聽命服從。他們在採取這種最不智的行動時，並沒有讓阿拉裡克知悉，也有可能是不聽他的勸阻。但元老院非常固執，拒絕讓500名哥特人摻雜在遠征隊伍裡一起登船，這等於是洩露了他們抱著懷疑和猜忌的心態，就他們所處的情況來說，胸襟不夠開闊，舉止也過於鬼祟。哥特國王對約維烏斯惡毒的權術感到怒火中燒，他被升到貴族的地位，現在倒要進行反正活動，竟還毫無愧色公然宣稱，他看上去像是背叛了霍諾留，但實際上是為了促成篡奪者毀滅。在靠近裡米尼的一片大平原上，當著無數羅馬人和蠻族群眾的面，可憐的阿塔盧斯被公開剝奪紫袍和冠冕(410 A.D.)。阿拉裡克把這些皇家袞服，當成和平與友誼的信物送給狄奧多西的兒子。重新回歸的官員恢復原職，連拖延不決最後才表示悔誤的人都獲得寬恕。但已下台的羅馬皇帝不顧廉恥只求活命，懇請獲准留在哥特人營地，夾雜在高傲而善變的蠻族行列之中前進。


 八、第三次圍攻羅馬破城後蠻族之掠奪和義舉(410 A.D.)

阿塔盧斯的被罷黜除掉了締結和約的唯一真正障礙。阿拉裡克前進到離拉文納3英里的地方，對遲疑難決的皇室大臣施加壓力，他們在否極泰來後又擺出傲慢姿態。阿拉裡克聽到他的死對頭薩魯斯酋長被接進皇宮，心中難免騰起一番無明業火，何況薩魯斯還跟阿道法斯有過節，也是巴爾蒂家族的世仇大敵。薩魯斯這位豪氣蓋世的蠻族酋長率領300名隨從，突然從拉文納的城門衝出來，襲擊哥特人有相當實力的部隊，來往縱橫大殺一陣以後，掌著勝鼓收兵回城，他用大軍先鋒的口氣侮辱他的對手，同時公開宣稱，罪孽深重的阿拉裡克受到皇帝排斥，永遠不會與之建立友誼和結盟的關係。拉文納宮廷的謬誤和愚行使羅馬遭到了報應，要承受第三次的浩劫。哥特國王不再掩飾剽掠和報復的慾念，大軍出現在羅馬城下。心驚膽戰的元老院知道沒有任何解救的希望，只能做破釜沉舟的打算，拖延城市覆滅的時間。但他們無法防備奴隸和僕從的密謀，這些人因為出身和利益的關係，心甘情願投靠敵人。薩拉裡亞門在午夜時分被悄悄打開(公元410年8月24日)，居民被哥特人號角的可怕聲音驚醒。羅馬建城後1163年，這座曾經征服和養育了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帝國之都，現在落在日耳曼人和西徐亞人的手中，受到蠻族部落狂暴的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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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阿拉裡克強行攻進被征服的城市，從其發表的聲明可知，他對人道主義和宗教尊嚴有一定的關心。他鼓勵部隊發揮英勇精神奪取應得報酬，盡量從富有而軟弱的人民手裡搶劫戰利品據為己有，但又同時告誡手下，對於不加抵抗的市民要饒恕他們的性命，尊敬聖彼得教堂和聖保羅教堂，要將之視為不可侵犯的聖地。

這是鬼哭神嚎的暴亂之夜，有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哥特人，展現出新近改變宗教者的信仰熱誠。他們的行為異乎尋常地虔誠和節制，使得教會的作家出於真心地讚許，並曾舉例詳細描述，有的地方特別加以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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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蠻族士兵在城中亂竄，到處尋找獵物時，有一個終生獻身祭壇的老處女，她那簡陋的住屋被凶悍的哥特人撞開。他雖然說話的語氣斯文，但還要她交出所有的金銀。真是使人感到驚奇不已，她竟將士兵引到一間金光閃閃的貯藏室，裡面堆滿了用金銀材料精工製作的器具。這個蠻族士兵看到眼前的財寶真是心花怒放，但耳邊傳來的忠告卻使他不敢動手。她說道：「這些都是奉獻給聖彼得的聖器，要是你膽敢拿走，褻瀆神聖的行為會使你的良心不安。就我來說，對於沒有能力保護的東西，也只有聽天由命。」

哥特隊長懷著敬畏之心，派遣信差把發現寶藏的狀況報告國王，很快接到阿拉裡克嚴格的命令，所有聖器和飾物要立即歸還使徒的教堂，不得有任何損壞。從基裡那爾山的盡頭一直到遙遠的梵蒂岡，無數哥特人的分遣隊以作戰隊形通過主要的街道，手裡拿著閃閃發光的兵器保護著一長列虔誠的信徒。他們的頭上頂著大堆金銀器具，蠻族的軍隊口令混合著宗教的讚美歌聲。鄰近的房屋裡，很多基督徒趕快出來加入這一感人的行列。還有大群的逃難人員不分男女老幼和階級職位，甚至不分宗教派別，全部趁著最好的機會逃進梵蒂岡安全而友善的避難所。聖奧古斯丁寫出宏偉淵博的思想名著《上帝之城》，就是要闡明偉大羅馬的毀滅實屬天意。他以歡欣鼓舞的心情歌頌基督流傳萬古的勝利，用輕視的口吻質問那些異教徒的對手：當一個城鎮被蠻族的狂濤捲走時，那些古代傳說裡的神祇是否能夠保護自己和受騙的信徒？

羅馬遭到洗劫時，發生了若干罕見而奇異的事件，這些蠻族的德行值得嘉許。但梵蒂岡這塊聖地和各處使徒教堂，只能接納極少部分羅馬人民。在阿拉裡克旗幟下有成千上萬的武士，特別是匈奴人，對於基督的名字或信仰可以說一無所知。因而我們可以毫無惡意、毫不冒失地大膽推測，在那獸性大發的時刻，所有的情慾都被燃起，人性的抑制全無作用，福音的教誨也難以影響哥特人基督徒的行為。有些作者極力誇張他們的仁慈，卻也坦白承認他們殘酷殺害羅馬人。在恐怖陰影的籠罩下，城市的街道堆滿無人掩埋的屍體。市民的絕望有時會轉變成憤恨，蠻族只要遭到反抗就會激起暴虐的震怒，老弱婦孺和傷殘病患都遭到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4萬名奴隸一心想要報復私仇，毫無憐憫和惻隱之心，從前在這些有罪或可惡的家庭裡受到痛苦的鞭打，現在要用他們家人的鮮血來洗滌傷口。羅馬的貴婦和童女視貞潔重於生命，因此遭受比死亡更為可怕的摧殘，教會歷史學家特別選出表現婦德的事例供後世景仰。

有位容貌美麗的貴夫人是正統教會的基督徒，激起一個哥特青年無法克制的慾火。要是根據索佐曼合理的推斷，這位青年應該是阿里烏斯派的異端分子，被她的堅決抵抗所激怒，就拔出軍刀，像生氣的情人那樣刺傷她的頸脖，鮮血直流的女英雄還是奮不顧身拒絕他的求歡。一直到這位強姦未遂的罪犯放棄徒然無效的努力，為了表示敬重，將她帶到梵蒂岡聖地，拿出6個金幣交給看守教堂的衛兵，要他們安全護送她到丈夫身旁。像這種英勇的舉動和慷慨的行為是極為難得的例子，野蠻的士兵為了滿足肉慾，根本不考慮被虜獲女性的意願和本分。因而，一個微妙而又容易曲解的問題引起激烈的爭辯：那些承受暴力拒不相從的嬌弱受害者，在違背個人意願受到侵犯後，是否應算作失去純潔的貞操？當然還有一些更重要的損失會引起更普遍的關切。我們不能設想所有的蠻族，在任何時候都會犯下發洩肉慾的暴行。何況年齡和容貌的條件以及堅貞不屈的抗拒，保護了絕大多數羅馬婦女免遭強姦的危險。

然而貪婪卻是永難滿足而且普遍存在的慾望，是能夠使不同品位和習性的人都享受到歡愉的東西，只要據有財富便能獲得。在羅馬的搶劫行為主要目標是黃金和珠寶，重量輕體積小而且價值高，但等到便於攜帶的財富被先得手的強盜搶光後，羅馬宮殿富麗堂皇和貴重值錢的陳設也被搜刮一空。裝滿金銀器具的大櫃、塞滿絲綢紫袍的衣箱，都被隨意堆放在大車上，跟著哥特部隊一起行軍。蠻族不把最精美的藝術品當一回事，甚至惡意毀損，為了獲得值錢的金屬，將很多雕像熔化；為了分配贓物，用戰斧將貴重的器具劈成碎片。財富的獲得使利慾熏心的蠻族更加貪得無厭，進一步用恐嚇、毆打甚至酷刑，迫使被擄人員說出藏匿財物的地點。豪華的穿著和貴重的飾物被視為富有的必然證據，而外表窮酸也被歸之於節儉的個性更有餘財。有些非常頑固的守財奴通常在遭受最殘酷的拷打後，才供出秘密放藏的心愛物品所在。許多冤屈的可憐蟲實在無法拿出對方想像中應有的財寶，結果只有慘死在皮鞭之下。

羅馬的建築物遭受破壞的程度，儘管有的說法過於誇張，但確實在哥特人的暴行中受到相當程度的毀損。當他們穿過薩拉裡亞門入城時，點燃了附近的房屋作為進軍的引導，也用來分散市民的注意力。蔓延的火焰在混亂的夜晚無人出來撲滅，吞噬了很多私人和公共建築物。薩路斯特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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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廢墟一直保留到查士丁尼時期，就是哥特人縱火的確鑿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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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有位歷史學家提到，就是大火也難以燒燬粗大的實心銅梁，憑著人力根本無法動搖古代建築的基礎。他那虔誠的信念倒也有幾分道理，天怒補充人怨之不足。令人感到驕傲的羅馬廣場，四周裝飾著無數神祇和英雄的雕像，是被天上的雷火夷為平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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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騎士和平民階級在這次羅馬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元老院的議員只有一個死在敵人刀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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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究竟有多少人從尊貴而富有的地位，突然之間變成可憐的俘虜和人犯，這就很難計算清楚了。蠻族通常只要錢財不要奴隸，所以擄獲貧窮的人員索取的贖金很少，一般都是好心的朋友或慈悲的外人代為支付，要不然就把俘虜在公開的市場或私下的交易中賣掉，這些人還是會合法地擁有與生俱來的自由，這是一個公民不會喪失也不容剝奪的權利。但他們後來很快發現，雖然能夠維護個人的自由，生命的安全卻受到威脅，因為哥特人若無法賣掉他們，便會一不做二不休將無用的俘虜全部殺光。所以司法部門針對這種情況已經有明智的規定，被出賣的俘虜必須為賣主服行5年的短期勞役，等於是用勞力來抵付贖金。這些侵入羅馬帝國的民族，早已將大批吃不飽而又驚恐萬分的省民趕到意大利，他們害怕挨餓更甚於受到奴役。等到羅馬和意大利發生災難，居民四散開來就逃到最偏僻遙遠的地方，把那裡當成安全的避難所。

當哥特騎兵部隊沿著坎帕尼亞和托斯卡納海岸，一路散佈恐怖和毀滅時，與阿根塔裡亞海峽只有一水之隔的小島伊吉利烏姆，由於海洋的阻絕倒是逃過一劫。在離羅馬這樣近的一個僻靜地點，濃密的樹林裡隱藏著人數眾多的市民。有很多元老院議員的家庭在阿非利加擁有大量世襲產業，要是他們明智決定及早離開，就可以安全抵達歡迎他們的行省，不僅獲得安身立命的場所，更可躲開家破人亡的災難。

在逃難的人群之中，高貴和虔誠的普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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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名望，她是彼得洛尼烏斯統領的遺孀。在這位最有權勢的羅馬公民去世後，她仍舊是阿尼西安家族的大家長，運用個人的財產支付了三個兒子先後出任執政官所需的花費。當城市被圍以及被哥特人佔領後，普羅巴以身為基督徒的那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忍受重大的財產損失。當她登上小船後，這時身在海上的她看見自己的府邸已被烈焰吞噬。最後她帶著女兒拉塔婭和孫女德米特裡阿斯，也是受到景仰的貞女，一起抵達阿非利加海岸。這位貴夫人把自己產業變賣所得的款項，慷慨解囊仁慈施捨，減輕了許多流亡和被俘的人的痛苦。但就連普羅巴這樣的家庭，也無法避免赫拉克利亞安伯爵貪得無厭的壓搾。他竟然濫用婚姻的名義，使出極為卑鄙的手段，將羅馬最高貴的婦女賣給荒淫而又貪婪的敘利亞商人。

意大利的難民沿著埃及和亞細亞海岸散佈在那幾個行省裡，一直到遙遠的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在聖傑羅姆和他的女弟子停留的伯利恆小村的僻靜居所，擠滿了無數不分男女老幼的乞丐，這些人過去都有顯赫的地位和富有的家世，如今落到這種地步難免讓人不勝唏噓。羅馬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使得帝國一下子陷入悲傷和恐懼之中。過去的偉大和現在的敗壞形成極為可笑的比照，不禁使得輕信的人們誇大了這座城市之後所遭受的痛苦。教士把東方預言家高深的隱喻用在新近發生的事件上，有時就會將首都的毀滅和世界末日混為一談。

人類對所處的時代在天性上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傾向，難免輕視優點，而極力渲染罪惡。然而，當開始時的激動情緒緩和下來，對真正的破壞狀況進行公正的評估，有知識而明理的當代人士不得不承認，羅馬在建城初期遭到的高盧人的重大傷害，比起衰敗以後在哥特人手下的破壞要更為嚴重。11個世紀的經驗使後代子孫提出了一個更為奇特的對比，他們用充滿信心的語氣肯定，阿拉裡克從多瑙河畔引進蠻族給羅馬帶來的蹂躪，遠不如查理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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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領的部隊所造成的破壞為烈。這位自封為羅馬皇帝的正統基督教君王，竟對自己的臣民採取敵對行動。

哥特人在6天後就撤離羅馬，但羅馬卻被帝國主義分子據有長達9個月之久，每個鐘頭都為凌虐、淫亂和掠奪的罪惡犯行所污染。殘暴的隊伍承認阿拉裡克是他們的領袖和國王，他的權威對他們產生約束和制裁作用。擔任聯軍統帥的波旁在攻城時光榮犧牲，主將之死使得軍紀蕩然無存，因為這支軍隊是由意大利、西班牙和日耳曼三個獨立民族組成。

在16世紀初葉，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和習性顯示出人類的極端墮落。他們把社會處於動亂狀況所常見的殺戮罪行，與濫用權謀和奢華所產生的邪惡技能，非常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那些冒險家毫無原則，完全不顧愛國主義和宗教信仰所具有的正確觀點，竟然攻進羅馬教皇的宮殿，他們可說是意大利人裡最放蕩的浪子。

就在同一個時代，西班牙人使舊大陸和新大陸為之戰慄失色，但他們不可一世的英勇行為所贏得的盛名卻被陰鬱的倨傲、貪婪的搜刮和無情的暴虐所玷污。為了不擇手段追求虛名和財富，他們反覆試驗發展出最惡毒和最有效折磨囚犯的方法。很多在羅馬剽掠的卡斯蒂利亞人，他們熟悉「神聖宗教裁判所」的招數，或許還有一些志願軍剛從征服墨西哥的戰場歸來，更是此道的老手。

日耳曼人沒有意大利人那樣墮落，也不像西班牙人那樣殘暴，這些來自山那邊的武士，在滿是鄉土氣息甚至蠻橫粗暴的外貌下，掩藏著簡樸而純良的心地。但他們在宗教改革開始後，受到路德的精神和教條的啟示，最大的樂趣是污辱和摧毀天主教信仰所供奉的聖物。他們肆意仇恨各種職稱和等級的教士，毫無憐憫之心，而羅馬城的居民中，這些人員佔有相當大的數量。他們燃起宗教的狂熱，甚至要推翻「反基督」的教皇寶座。這個精神上已經墮落的巴比倫，只有靠著血與火才能淨化。


 九、哥特人撤離羅馬及阿拉裡克之死(410 A.D.)

勝利的哥特人在第六天撤離羅馬(公元410年8月29日)，這很可能出於審慎的作風，倒不一定是畏懼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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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驍勇善戰的首領親率滿載財寶和戰利品的大軍，沿著阿庇安大道向意大利南部的行省緩緩前進，要是有人膽敢捋虎鬚就立即摧毀，對不加抵抗的鄉土肆意擄掠。坎帕尼亞因奢華而自傲的城市卡普阿，儘管已經日益衰落，但作為名列帝國第八位的大城依然受到重視，這種名聲時至今日已完全被人遺忘。但鄰近的小鎮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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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因聖潔的保利努斯而聞名於世。他曾出任過執政官、僧侶和主教，在40歲時，拋棄榮華富貴的享受和文學藝術的嗜好，獻身於孤獨和懺悔的生活。世俗的友人認為，他的行為過於絕情，一定是身心方面喪失理性所致。教士的大聲讚揚使他堅定信心，對這種指責毫不在意。他熱誠皈依以後決心在諾拉的郊區，靠近聖費利克斯顯現奇跡的墳墓周圍找一處簡陋的住所，而虔誠的民眾已經在不遠處建造了5座信徒繁多的大教堂。他把剩餘的財富和智慧都用來侍奉光榮的殉教者，每逢節慶祭典，保利努斯就以讚美歌頌揚他的事跡，之後以他的聖名興建了第六座教堂。整座建築物的造型顯得無比典雅和細緻，用《舊約》和《新約》故事做題材，繪出精美的圖畫作為裝飾。他那堅定而執著的信仰獲得聖徒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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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民眾的愛戴，迫得羅馬前執政官在退職15年以後，只得接受諾拉主教的位置，這是在羅馬被哥特人圍攻前幾個月的事。在圍城期間，有些宗教界人士能在夢中或親眼看到守護神的形象，心靈上獲得極大的安慰。然而緊接著發生的情況證明，費利克斯無能力也無意願保護他曾放牧過的羊群，諾拉並未逃過普遍蔓延的劫難。被擄的主教唯一可以獲得的保護，是大家全都認為他不僅清白而且貧窮。

從阿拉裡克用武力成功侵入意大利，再到他的繼承人阿道法斯指揮哥特人自動退走，4年的時光轉瞬而過(408—412 A.D.)。整個期間他們在毫無干擾的狀況下統治這片地區，是古人所謂自然和藝術結合有最高成就的人間樂土。但說實話，意大利在安東尼時代所獲得的繁榮和富裕，隨著帝國的衰亡沒落已成明日黃花。長期和平所產生的美好果實全落在蠻族手中，他們無法欣賞精緻文雅的奢華生活，那是為養尊處優和不事生產的意大利人所準備。不過，每個士兵都分得了一份生活所需的物質，像是穀物、牛羊、食油和酒類，哥特人營地每天都要徵收且消耗量極大。

一些職級較高的武士，還要騷擾沿著坎帕尼亞美麗海岸建造的別墅和花園，想當年盧庫盧斯和西塞羅曾經在裡面居住。那些戰戰兢兢的俘虜都是羅馬元老院議員的兒女，手裡拿著鑲嵌寶石的金質高腳酒杯，好讓目中無人的戰勝者猛灌法勒尼安美酒。他們伸開粗壯的四肢躺在懸筱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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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樹蔭下，避開耀眼灼人的陽光卻又享受太陽帶來的舒適溫暖。他們回憶過去受到的苦難，更加強了當前愉悅的感覺。要是家鄉貧瘠的西徐亞山丘與之對比，那真是一片荒涼；還有那多瑙河和易北河冰凍的河岸，這些都使得意大利的宜人樂土平添一番嫵媚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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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阿拉裡克的目標是名聲、征服還是財富，他都會全力以赴不屈不撓地追逐，絕不會屈服於敵人的抗拒，更不會自滿於既有的成就。等他到達意大利最南端的領土時，馬上被鄰近這個富裕而和平的島嶼吸引。但就算他獲得西西里，也會認為這不過是重大遠征行動的中途點而已，他內心懷著攫取阿非利加大陸的構想。雷吉烏姆海峽和墨西拿海峽的長度一共是12英里，最狹窄處的寬度只有1.5英里。傳說中的深海怪物像是讓人變為岩石的斯庫拉女妖以及用漩渦將船隻吞噬的卡律布狄斯女妖，只能嚇嚇那些生性怯懦和技術太差的水手。但等到首批哥特人剛上船，突然刮起強烈風暴，把很多運輸船刮翻或吹散，他們對自然力量產生畏懼，高昂的士氣全化為烏有。

阿拉裡克的中道崩殂也讓整個計劃泡湯，他得病後不久就過世了(410 A.D.)，所有的征戰隨之而去。蠻族的凶殘在英雄的葬禮中展現無遺，他們用哀悼的呼聲來讚揚領袖的勇敢和機運，派出大批俘虜辛勞地工作，使得從康森提亞城牆下方流過的布森提努斯河改道。國王的墳墓建造在已乾涸的河道上，墓內裝滿了從羅馬掠奪來的價值連城的戰利品，然後再讓水流經過原來河道。所有從事此項工程的俘虜全被殺死，阿拉裡克埋葬的地點成為千古之謎。


 十、阿道法斯繼位後與羅馬公主結縭(412—414 A.D.)

蠻族為了解決重大事務的急迫需要，放下個人的仇恨和部落的宿怨，異口同聲推選英勇過人的阿道法斯繼承王位，他也是過世國王的妹婿。我們從他和納博訥一個很有名望的公民的談話中，可以知道新任國王的性格為人和政策構想。這位人士後來朝聖時，在聖地當著歷史學家奧羅修斯的面，轉述給聖傑羅姆聽：

我(阿道法斯這麼說)對自己的英勇具有絕對信心，必可獲得勝利。我一度渴望改變世界現況，將羅馬的威望整個消滅殆盡，然後從其廢墟中建立哥特人的統治勢力，就像奧古斯都一樣在新帝國獲得奠基者的不朽名聲。在經過許多考驗後，我逐漸瞭解到唯有法律最為重要，方可使一個團體維繫良好的狀態，使制度能正常運作。但哥特人的氣質凶狠且難以駕馭，根本不可能奉公守法和管理政府。從那時起我提出完全不同的目標，一樣可以滿足自己的榮譽和野心。所以，現在我懷著誠摯的願望，能讓未來抱著感激的心情，知道一個異鄉人所建立的功勳，那就是我用哥特人的刀劍，並非去推翻羅馬帝國，而是恢復和維持它的繁盛。

阿拉裡克的繼承人懷著和平願景，停止作戰行動，開始與帝國宮廷認真談判，締結友誼和聯盟的條約。此點對霍諾留的大臣而言，也符合他們的利益，可免除過分誇大的誓言所帶來的束縛，那就是將意大利從哥特人的壓搾下解救出來。何況他們同時能得到哥特人的幫助，以對付騷擾帝國的位於阿爾卑斯山以北各行省的僭主和蠻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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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法斯就像羅馬將領，從最南端的坎帕尼亞向高盧南部行省進軍。他的部隊運用武力同時得到條約的協助，很快佔領納博訥、圖盧茲和布爾多等城市，他們雖被卜尼法斯伯爵趕離馬賽，但仍將領地從地中海延伸到大西洋。飽受欺凌的省民大聲疾呼，敵人好心留下的殘餘財物，現在反而受到自稱為盟友的部隊毫無人性的掠奪。當然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可用來掩飾或證實哥特人的暴行。那些受到攻擊的高盧城市，可說是處於叛亂狀況，反對霍諾留政府的統治。雙方所訂條約的內容以及宮廷下達的秘密命令，可能公開宣稱讚同阿道法斯的佔領。所有不合常理且毫無成效的敵意行為，都會導致軍隊犯下各種罪行，通常表面上歸之於蠻族群眾的習性不受約束，無法忍受和平與紀律。意大利的奢華生活雖鬆懈了他們的鬥志，但並未軟化天生的氣質。他們沾染文明社會的惡習，卻未取法其技藝和制度。
[353]



阿道法斯的表白倒是很誠摯，使他成功獲得了一個羅馬公主的芳心，這可以提高蠻族國王的身份地位，並堅定他對帝國的忠誠歸順。普拉西狄亞是狄奧多西大帝和第二位妻子蓋拉的女兒，曾在君士坦丁堡的宮廷接受皇家教育，但她的一生飽經患難，這與西部帝國在她的兄弟霍諾留的統治下所激起的變革有密切關係。當羅馬第一次被阿拉裡克大軍包圍時，普拉西狄亞大約20歲，正好居住在城內，她非常迫切地同意讓她的表姐塞妮娜去死。要是考慮到她正處於天真柔弱的年齡，這種行為可能更為險惡，但也可能獲得原諒。獲勝的蠻族將霍諾留的妹妹當作人質，也可能把她看成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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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她處於羞辱的困境，隨著哥特人的營地在意大利到處遷移時，倒是受到相當的尊敬和禮遇。喬南德斯在著作裡稱讚普拉西狄亞美艷動人，可能是為了彌補奉承她的人在這方面所保持的沉默。然而她有顯赫的家世、花樣的年華、高雅的風度，同時還會紆尊降貴使出討人歡喜的手段，在阿道法斯的內心產生了很深的印象。

哥特國王很想成為皇帝的兄弟，霍諾留的大臣對聯盟的建議並不反對，要是別有企圖會使羅馬人傲慢心態受到很深的傷害，因此一再催促要求歸還普拉西狄亞，作為簽訂和平約定的必要條件。但狄奧多西的女兒毫不猶豫地表示，她願意順從征服者的請求。這位年輕而英勇的君王，除了魁梧的身材稍遜阿拉裡克以外，無論是文雅的風範還是優美的體態，他人都難以望其項背。阿道法斯和普拉西狄亞是在哥特人從意大利撤出前結婚的(414 A.D.)，但莊嚴的婚禮或者可能是週年紀念，後來在英格努烏斯的莊園裡舉行，莊園的主人是高盧納博訥最有名望的市民。盛裝的新娘穿著羅馬公主的服飾，很威嚴地端坐在寶座上，哥特國王在這種場合遵守羅馬人的風俗，對坐在她旁邊較低的位置而感到心滿意足。婚事的禮物按照部族的習慣送給普拉西狄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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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罕見而華貴的戰利品，全部從她的國家搶奪獲得。50名英俊的青年穿著絲質長袍，每隻手舉著一個大盤，裝滿各種金幣以及極為名貴的珠寶。阿塔盧斯一直在哥特人蔭庇下受到命運的擺佈，現在被指定帶頭唱出慶祝婚姻美滿的許門之歌。這位被罷黜的皇帝是位技術高明的音樂家，他的表演受到大家的歡呼讚許。戰勝的蠻族能夠享受到粗野行為的樂趣，行省的民眾也能獲得聯盟帶來的好處，愛情和理性能發出溫和的影響力，哥特領主的凶狠習性也會受到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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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婚宴會中送給普拉西狄亞100盤黃金和珠寶，這就哥特人的寶藏來說根本不算事兒。我們可以從阿道法斯的繼承人的收藏中選出一些特殊的物品以做說明。阿道法斯在納博訥的宮殿，陳設著許多價值連城的純金裝飾品，上面鑲嵌著各種名貴的寶石，這些裝飾品在6世紀時被法蘭克人掠走：其中包括60個聖餐杯，15個聖餐儀式時使用的金盤，20個裝福音書的金盒或書箱。克洛維的兒子把這些奉獻的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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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給領地內的各處教堂，他這種信仰虔誠而慷慨大方的氣度，等於是在譴責哥特人過去褻瀆神聖的行為。

哥特人有一個在餐桌使用的純金盤重達500磅，還有一件藝術品名叫「米索裡姆」，裝飾著各種精心打磨的寶石而更顯得名貴。他們對獲得此寶倒是沒有良心不安的感覺，因為是埃提烏斯大公送給哥特國王托裡斯蒙德的禮物。托裡斯蒙德的一個繼承人為了能獲得法蘭西王國的援助，答應拿這件華麗的器物當禮品。他當時據有西班牙的王位，不捨地將金盤交付給達戈伯特的使節，後來又反悔半路將它搶奪回來。經過很長時間的談判，他同意支付20萬個金幣作為補償，把「米索裡姆」盤當成哥特寶藏最值得驕傲的器物，保存在自己的手裡。
[358]

 等到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這批寶藏全部被他們搶走，其中獲得最多讚許、最引人注目的物品，是一張用整塊翡翠雕成的大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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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上環繞著三層佳品珍珠，下面有365個寶石和純金做的基腳當支撐，估計價值50萬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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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人的寶藏中有些成為聯絡友誼的禮品或是表示歸順的貢金，不管怎麼說這些都是來自戰爭和掠奪，是從帝國，也是從羅馬獲得的戰利品。


 十一、西部帝國七位僭主之繼起與敗亡(410—417 A.D.)

等意大利從哥特人的高壓統治下獲得解放後，宮廷中的秘密顧問被派往遭到荼毒的地區以止傷療痛，與民生息。政府制定了非常仁慈而且明智的規定，8個受創最為嚴重的行省，坎帕尼亞、托斯卡納、皮瑟努姆、桑尼烏姆、阿普裡亞、卡拉布裡亞、布魯提烏姆和盧卡利亞，獲得為期5年的稅賦減免特權，正常的貢金減少到原有的十五分之一。就是這戔戔之數也都保留下來，作為維持公共驛站之用。還有就是制定有關的法律，凡是沒有居民或無人耕種的土地，同意由鄰近的家庭佔用，也接受外地人的開墾申請，並且減免部分租稅。流亡在外的原主提出歸還要求時，新的土地所有人被允許繼續保留不用歸還。大約就在此時，以霍諾留的名義宣佈了一次大赦，對於那些非出於本意或只是受到牽連的罪犯，赦免他們的過失和犯法的行為。這些都是不幸的臣民，在社會混亂和災禍頻生的時期，為形勢所迫犯下罪行。首都的重建被視為最迫切的工作，羅馬政府對其極為關注，鼓勵市民重新整修在戰火中被毀或受損的房舍，特別從阿非利加海岸輸入穀物供應所需。新近為了躲避蠻族殘害而離開的群眾，一旦得知有希望過上富裕而歡愉的生活就會很快回來。羅馬郡守通知阿爾比努斯宮廷，根據他的記錄，一天之內有1.4萬名異鄉人湧入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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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不到7年的工夫，哥特人入侵的痕跡幾乎消失無蹤，城市又恢復昔日的繁榮和寧靜。這位年老的貴婦人(指羅馬)在受到戰爭的風暴騷擾以後，再次戴上榮譽的桂冠，在迴光返照的最後時期，仍要為報仇雪恥、軍事勝利和永恆統治的預言而雀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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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馬人的「糧倉」——阿非利加，一支帶著敵意的軍隊正在迅速接近，表面上的平靜局面立即被打破(413 A.D.)。阿非利加伯爵赫拉克利亞安在國家最困難和不幸的時刻，用積極進取的赤誠忠義之心，支持霍諾留的復國大業，但在擔任過一年執政官的職務後，他竟燃起了反叛的野心，想要坐上皇帝的寶座。阿非利加的港口立即停滿了戰艦，在他的率領下準備入侵意大利。他的艦隊在台伯河口錨泊時，所有的船隻包括皇家的戰艦和單薄的小艇，總數竟然達到不可思議的320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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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薛西斯和亞歷山大的艦隊更為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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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覆滅地球上最偉大的帝國，要是拿來恢復羅馬自古以來顯赫的威勢，應該是更不在話下。然而這位阿非利加篡奪者從行省帶來的用以爭勝的武力，竟給人以非常渺小而虛弱的印象。當赫拉克利亞安率領部隊從港口出發，沿著大道向著羅馬的城門行軍時，與皇家一個隊長的部隊遭遇，激戰令他心驚膽戰，結果嘗到敗北的滋味。這位率領大軍的閣下，丟下他的財產和朋友不加理會，只顧自己乘著一艘船可恥地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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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拉克利亞安在迦太基港口登岸，想要獲得當地人忠誠的支持，卻發現自己受到了整個行省的藐視，被看成是個一敗塗地的統治者。叛賊在古老的記憶女神神廟前被斬首，他任職執政官時期所獲得的榮譽全被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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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餘的私人財產沒有超過4000磅黃金，一般而言還算很正常，全部都落入勇敢的君士坦提烏斯手中。

君士坦提烏斯盡力保衛帝位，後來更與弱勢的君主共享帝位。霍諾留一向以怠惰和漠然的態度，看待羅馬和意大利所受的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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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阿塔盧斯和赫拉克利亞安產生謀叛的企圖，一旦威脅到他的安全，沒過多久，他那遲鈍麻木的本性就會甦醒過來。他對於如何擺脫迫在眉睫的危險，根本一無所知也一籌莫展。而當意大利不再受到國外和國內敵人的侵略後，他再次平靜地生活在拉文納的皇宮裡。這時在阿爾卑斯山以外的僭主，表面上看是被狄奧多西之子征服，實際完成這一工作的卻是他派遣的部將。在忙碌生動的敘述過程中，我可能會忘記提及這位君王的逝世狀況，所以在這裡先說明，他在羅馬首次被圍後又活了13年。

君士坦丁接受不列顛軍團的紫袍加身，篡奪行為不僅獲得成功，而且看起來非常安全(409 A.D.)。從安東尼邊牆一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全都承認他的統治權力。但整個帝國處於混亂情勢之下，他統治下的高盧和西班牙的疆域，全都免不了受到蠻族各部落的剽掠，這種破壞行動的發展過程，不再受到萊茵河和比利牛斯山的阻絕。君士坦丁的手裡沾染著霍諾留親屬的鮮血，但通過私底下的通信，用近乎勒索的方式，得到了拉文納宮廷對他自立行為的承認。君士坦丁提出莊嚴的保證，要從哥特人手裡救意大利人民於倒懸，於是他開始進軍，直抵波河河畔。但他那膽小如鼠的盟友只是提出示警，並沒有派兵協助，很快他也撤回阿爾勒的皇宮，然後毫無節制地擺出盛大的場面，舉行虛妄而浮誇的凱旋式，好在國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勝利。

但他最英勇的將領吉隆提烏斯伯爵的叛變，立刻將這種曇花一現的繁榮景象打得粉碎。這位將領因為君王的兒子君士坦斯離開去接受皇家的紫袍，所以就獲得了西班牙行省的指揮權。我們不知道基於哪些理由，吉隆提烏斯並沒有自己稱帝，而是將帝位讓給他的朋友馬克西穆斯。定都於塔拉戈納後，行動積極的伯爵急速進軍越過比利牛斯山，在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斯完成防禦準備之前，對兩位皇帝發起奇襲作戰。君士坦斯在維埃那成為俘虜，立刻就被處死。這位不幸的年輕人還來不及對家族成為皇室表示反對，就被迫或許是受到引誘犯下褻瀆神聖的行為，放棄了平靜而卑微的修院生活。

君士坦丁被圍困在阿爾勒的城牆之內，要不是得到意想不到的救援，必然會屈服於攻擊者的壓力之下。一支意大利軍隊正在接近，打著霍諾留的名號。合法皇帝的正式宣告，使得兩個相互對抗的叛黨大為驚奇。吉隆提烏斯被自己的部隊所棄，就趕快逃回西班牙，雖已處於窮途末路，但還要發揮羅馬人不屈不撓的勇氣，想從瀕臨覆滅的局面重振昔日威名。有一大群不忠不義的叛軍在午夜包圍他的住屋，發起攻擊，但他在這裡臨時構建起了堅固的防禦設施，他的妻子、他的一位驍勇的阿蘭人朋友，還有幾位忠心耿耿的奴隸，仍舊追隨著他。他們用無比高超的技巧和決心加上儲存的大量標槍和弓箭，令300多名攻擊者在突襲的過程中喪失性命。當所有的投射武器消耗殆盡，他的奴隸趁著黎明之際逃走，吉隆提烏斯要是不講夫妻的恩愛情分，也會傚法他們的行為。士兵為他們頑強的抵抗而氣惱不已，就在房屋的四周縱火。現在已到窮途末路的時刻，他應蠻族朋友的要求把他的頭砍下來，同時他的妻子不願在世間苟且偷生，就投身在他的劍上斷頸而亡。伯爵實施三次無效的攻擊後，拔出短劍刺進自己的胸膛，才終結這悲慘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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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授予紫袍的馬克西穆斯現在乏人保護，他的權勢和能力都無法避免束手待斃的羞辱。善變的蠻族在蹂躪西班牙時，還將這個皇家的傀儡扶植在帝座上，但很快就將他送到霍諾留那兒聽其發落。僭主馬克西穆斯在被押往拉文納和羅馬示眾後，獲公開處決。

君士坦提烏斯是一位將領的名字，他在率軍解阿爾勒之圍並驅除吉隆提烏斯的部隊後，如日中天一般得到快速擢升。他生來就是一個真正的羅馬人，在帝國的臣民處於尚武精神衰微之際，這種不平常的徵兆讓人產生深刻的印象。將領本人表現出雄壯威武和儀態莊嚴的樣子，一般人的看法是他有資格成為帝位的候選人，事實上他後來也的確不負所望。他在與朋友私下交談時顯得和藹可親，歡宴時也不會板著面孔講一些冠冕堂皇的應酬話。但等到作戰號角響起，當他騎在馬上，躬著腰像是俯身在馬頸上面(這是他非常怪異的騎馬姿勢)，就會凶狠地瞪著充滿生氣的眼睛注視戰場。君士坦提烏斯會讓敵人驚嚇萬分，激起士兵高昂的鬥志，保證可以獲得勝利。他接受拉文納宮廷賦予的重要任務，要蕩平西部行省的叛亂活動。自封為皇帝的君士坦丁在苟延殘喘相當時日後，又有一支無敵大軍包圍了他的首都，然而這段間隙讓他抓住了機會，與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成功完成談判。他的使節伊多比克率領一支軍隊，立刻前來解阿爾勒之圍。君士坦提烏斯這位羅馬將領不等敵人進攻他的陣線，很明智地決定要渡過隆河去迎擊蠻族，部隊在他的指揮下展開機警和秘密的行動。君士坦提烏斯的步兵在正面開始接戰時，他的部將烏爾菲拉斯率領騎兵，銜枚疾走到敵人後方佔領有利的位置，一聲令下發起突擊，包圍敵軍將其殲滅。伊多比克的餘部為了保命不是逃走就是投降，他本人從戰場出亡去投奔一個毫無誠信的友人。這位出賣朋友的傢伙非常清楚，可惡來客的頭顱要是交給皇家的將領，一定會獲得大筆犒賞和酬庸。在這種情況下，君士坦提烏斯的行為表現出正統羅馬人的寬宏大量，完全克制住了自己的猜忌情緒，公開讚揚烏爾菲拉斯的英勇和功績。但他轉過來對於殺害伊多比克的行為，表現出極為憎惡的態度，同時非常嚴正地表示，在他的指揮之下不容忘恩負義的人出現在他面前，也不能讓醜行污染他的營地，因為這些人違反了交友之誠和待客之道。篡奪者從阿爾勒的城牆上向四周遠眺，已完全喪失最後的希望，只有寄望於征服者能對他寬大處置，為了獲得對其個人安全的莊嚴保證，要求與君士坦提烏斯在神聖的基督教長老面前舉行按手禮，這樣他才敢打開阿爾勒的城門。但他從自己後來的結局明白，君士坦提烏斯的行事能夠遵守榮譽和正直的原則，但在政治的現實要求面前也只有退避三舍。羅馬的將領拒絕讓君士坦丁的鮮血玷辱他的桂冠，於是廢帝和他的兒子朱利安在嚴密的戒護下被送回意大利，在抵達拉文納之前，就遇到前來執行死刑的大臣(公元411年11月28日)。

在這樣一個時代，帝國的每位臣民都認為只要憑著功績就能登上君王寶座，且比靠著家世和血統更能獲得認同，這就導致篡奪者不顧前車之鑒，前仆後繼地爭奪帝位。高盧和西班牙的行省深受其苦，由於戰爭和叛亂之故，社會秩序和紀律已蕩然無存(411—416 A.D.)。在君士坦丁脫去紫袍之前，就是圍攻阿爾勒進行到第四個月時，皇家的營地接獲信息，說受到阿蘭人國王戈亞爾和勃艮第國王甘提阿里烏斯的慫恿，喬維努斯在上日耳曼的門茲登基稱帝。他們要把帝國授予這位傀儡，就帶著大群蠻族軍隊，從萊茵河兩岸向隆河前進。喬維努斯的統治時間很短，我們很難瞭解清楚整個過程中都發生了些什麼。君士坦提烏斯並沒有經過一番血戰，就放棄了高盧的所有權。就常理來說，他是一位作戰勇敢且經驗豐富的將領，一定會親率大軍，在戰場上靠著一刀一槍來維護霍諾留的帝業。他快速退兵一定有充分理由，證明那是至當行動。根據記載，禁衛軍統領達爾達努斯是唯一留下的官員，拒絕屈從篡奪者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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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圍攻羅馬之後2年，已在高盧建立起根據地。我們理所當然認為他們只會二者擇一，選擇傾向霍諾留皇帝或已退位的阿塔盧斯。霍諾留雖是最近聯盟的友人，但他們將阿塔盧斯扣留在營地裡，視狀況需要，決定是要他扮演音樂家還是一個國君。然而在這令人厭惡的時期(很難指出原因或是確切日期)，阿道法斯與高盧的篡奪者(喬維努斯)建立關係，強迫阿塔盧斯負起可恥的任務去談判和平條約，等於是讓他承認自己已經下台。大家讀到這段歷史定會感到怪異，喬維努斯好像沒考慮到，能與哥特人聯盟，對他的帝位而言是最穩固的支持，竟然用曖昧而含糊的言辭，譴責阿塔盧斯所提出的要求是多麼荒謬。同時他還用藐視的態度對待最重要的盟友，不願接受他們的勸告，將紫袍授予他的兄弟塞巴斯蒂安。

他最不智的做法是接受薩魯斯的服務。英勇的酋長還是霍諾留的部屬時，由於君王不知道如何運用獎勵和懲罰的力量，使得薩魯斯在一怒之下背棄拉文納的宮廷。阿道法斯是在武士的團體裡接受的教育，在他所繼承的權利中把復仇的責任視為最貴重和神聖的部分，帶領1萬哥特人去迎戰巴爾蒂家族的世仇大敵。他趁薩魯斯防護疏忽時發起攻擊。對方只有18或20名英勇的隨員陪伴在旁，經過一番激戰後，寡不敵眾全部陣亡，當得起英雄的美名，但引不起敵人的同情，就像獅子陷入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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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死而後已。

阿道法斯與高盧的篡奪者原來還維持鬆散的同盟關係，等到薩魯斯死亡以後全部取消。他再度聽從愛情的指使和審慎的策略，保證要將喬維努斯和塞巴斯蒂安兩位僭主的頭顱，立即送到拉文納的宮廷，這樣一來就能使普拉西狄亞的兄長心滿意足。哥特國王履行了他的承諾，毫無困難也沒有耽擱，喪失希望的兩兄弟沒有傲人的功勳可以獲得支持，被蠻族協防軍遺棄。瓦倫提亞地區有過短暫的抵抗，高盧一個最高貴的城市被摧毀，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阿塔盧斯是被羅馬元老院選出來的皇帝，經歷過登基、遜位、受辱、復位、再度退位以及備受羞辱等不同的際遇，最後只有聽天由命。但當哥特國王撤銷對他的保護後，不知是出於憐憫還是輕視，他本人並沒有受到任何暴力傷害。命運乖戾的阿塔盧斯在沒有臣民也沒有盟友的狀況下被拋棄，任其自生自滅。他在西班牙的一個港口上船，想要找到安全而偏僻的避難地，但在海上受到攔截，被送到霍諾留面前聽候發落。就在拉文納和羅馬舉行的凱旋式中，長勝的征服者高踞皇帝寶座，他就屈從在前面的腳踏上，經過通衢大街在眾目睽睽下亮相。阿塔盧斯曾經不可一世地用來侮辱對手的言辭，被當成懲罰施加在阿塔盧斯自己身上，他在被剁掉兩根手指以後，被永久放逐到利帕裡島，但會獲得適度的生活所需。霍諾留剩餘的統治時期沒有受到叛亂的干擾，但可以看到在5年之中，7個篡奪者倒在洪福齊天的君王腳前，而他本人卻既沒有運籌帷幄的本領，也缺少決勝千里的能力。


 十二、蠻族入侵西班牙的混戰及瓦裡阿的崛起(409—418 A.D.)

西班牙的形勢因為海洋、山嶺和中間行省的位置，在各方面都與羅馬的敵人保持隔離，這個遙遠而又偏居一隅的國土得以長久處於平靜局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有400年裡，西班牙很少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上留名亮相，也是這個地區的人民能過幸福生活的最佳寫照。伽利埃努斯在位時，蠻族的足跡曾經穿越比利牛斯山，不過旋踵間消失得乾乾淨淨，一切又歸於平靜。在4世紀，西班牙的城市像是伊梅裡塔或稱梅裡達、科杜巴、塞維爾、布拉卡拉和塔拉戈納等，可以名列羅馬世界最出色的城市名單之上。這是一塊擁有豐富動物、植物和礦物的人間樂土，有熟練而勤奮的人民用進步的方法來生產製造各種物品，特別方便之處是船舶的儲存供應設施，可以用來支持範圍廣大而且有利可圖的海外貿易。在皇帝的保護下，無論工藝還是技術都蒸蒸日上。西班牙人因為和平與勞役而顯得懦弱，但在大敵日耳曼人臨頭的狀況下，似乎可以激起他們熱愛戰陣之勇的火花。這些蠻族已把恐怖和破壞從萊茵河散佈到比利牛斯山，只要把防守山嶺的責任交付在強壯而又忠誠的民兵手裡，就可擊退蠻族的不斷進犯。但等到地方部隊被迫將哨所和碉堡交出來，全部落在君士坦丁手下，也就是霍諾留幫那批人的手裡，西班牙的門戶立刻就被出賣給公眾的敵人(公元409年10月13日)。大約是在哥特人洗劫羅馬前10個月，那些負責防守比利牛斯山的傭兵部隊，知道自己犯下罪行，也渴望掠奪財物，於是放棄自己的崗位，邀集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的武裝力量，成為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從高盧的邊界一直衝到阿非利加的海岸。西班牙所遭遇的災難，可以用雄辯的歷史學家所說的一番話來加以描述，簡略地表示出當代作家熱情而誇張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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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些民族發起入寇行動，接踵而來的就是最可怕的災難。蠻族用殘酷的手段來搜刮羅馬人和西班牙人的財富，這種蹂躪的行為對於城市和鄉村而言都是同樣的暴虐，嚴重的饑饉使得可憐的居民墮落到以人為食的地步。連曠野的猛獸也在沒有控制的狀況下數量倍增，而且已嘗到血的滋味，在飢餓的驅使下冒險攻擊人類，把人當作獵物飽食一頓。接著瘟疫蔓延開來，這是饑荒密不可分的夥伴，把大部分的民眾消滅殆盡，瀕死者的呻吟聲只會引起倖存友人的羨慕。蠻族終於厭倦屠殺和搶劫，同樣感受到邪惡傳染開來以後所產生的痛苦，他們完全是自作孽怨不得別人，於是就在人口衰減的地區永久安頓下來。

古老的加利西亞範圍涵蓋舊卡斯蒂利亞王國在內，現被蘇維匯人和汪達爾人瓜分；阿蘭人散佈在迦太基納和琉息太尼亞所屬各行省，從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富裕的貝提卡地區被分配給斯林吉人，這是汪達爾族的一個分支。經過這樣劃分後，征服者和他的新臣民訂立了一些有關保護和歸順的互惠條約：土地開始被耕種，市鎮和鄉村由被俘虜的人民再度據有。與羅馬政府嚴苛欺壓的作風相較，大部分西班牙人寧願過目前這種貧窮而落後的生活。然而還是有很多人堅持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特別是住在加利西亞山區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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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屈服在蠻族的奴役之下。

喬維努斯和塞巴斯蒂安的頭顱是份重禮，可以用來證明阿道法斯誠摯的友誼，使得高盧再度向他的兄弟霍諾留降服歸順。「和平」這個詞就哥特國王的立場和性格而言是勢不兩立、無法並存的東西，他很快接受建議轉用戰勝的軍隊對付西班牙的蠻族。君士坦提烏斯的部隊截斷了他與高盧海港的交通線，於是他被迫逐漸向著比利牛斯山進軍(414 A.D.)。等他通過山區，就用皇帝的名義對巴塞羅那這個城市發起突擊。阿道法斯對身為羅馬人的新婦一往情深，並沒有因為時間或已經到手而減弱溺愛的程度。她生下的一個兒子沿用了其外祖父顯赫的名字——狄奧多西，看來他要為帝國的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個嬰兒沒有保住，傷心的父母把遺體裝進銀棺，埋在巴塞羅那附近的一座教堂裡。哥特國王忙著轉戰各處，可以暫時擺脫悲痛的心情。戰爭進展的順利由於內部的叛變而中斷，他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就是接受薩魯斯的一個追隨者在麾下服務。這個蠻族雖然身材矮小但是膽大包天，在暗中策劃要為敬愛的恩主報仇雪恥，何況他還不時遭受傲慢主子的譏諷。阿道法斯在巴塞羅那的宮殿被暗殺(公元415年8月)。一群喧囂的黨徒擅自改變繼承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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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吉裡克是薩魯斯的兄弟，算起來並非皇室一族，而是局外人，竟然登上哥特人的寶座。他即位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極不人道地謀害阿道法斯的6個子女，他們都是前面一次婚姻所出。他毫無惻隱之心，將他們從一個衰老的主教手裡奪走。不幸的普拉西狄亞不僅沒有獲得應有的尊敬，反而受到殘忍的對待和惡意的侮辱，她的遭遇就連內心最冷酷的人也會被激起同情心。狄奧多西皇帝的女兒混雜在一群平民俘虜裡，被迫步行12英里，後面跟著一個騎馬的蠻族，就是殺害她丈夫的兇手。普拉西狄亞深愛過世的阿道法斯，感到無限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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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普拉西狄亞立刻獲得報仇的快慰。她受到的極為羞辱的痛苦，喚起了民眾的憤怒，他們群起反對僭主，結果他在篡位以後的第七天被殺。辛吉裡剋死亡後，族人選擇將哥特人的權杖授予瓦利阿(Wallia)，他不僅黷武好戰，而且野心勃勃，在統治初期對羅馬帝國充滿敵意。他率領軍隊從巴塞羅那行軍到達瀕臨大西洋的海岸，古人懷著敬畏之心認為此地是世界的盡頭。他抵達西班牙最南端的海峽，站立地點的下方現在是雄偉的直布羅陀要塞。他在高崖上注視著阿非利加的海岸，距離很近而且非常富裕。於是他重新規劃因為阿拉裡克逝世而中斷的征服行動，險惡的波濤再度使哥特人的盛舉飽受挫折，風暴和海難不斷帶來災禍，在迷信的人民內心產生不利的影響。處於這種狀況下，阿道法斯的繼承人不再拒絕聽取羅馬使節的意見。尤其是他接到信息，說是在英勇的君士坦提烏斯指揮下，羅馬的大軍正在接近。於是雙方簽訂正式條約，條約中規定雙方必須信守以下幾點：普拉西狄亞很榮譽地回到她兄弟的宮廷，忍受饑饉之苦的哥特人獲得60萬斗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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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利阿保證要用武力來維護帝國權益。

西班牙的蠻族之間立即爆發血流成河的戰爭(415—418 A.D.)，相互戰鬥不休的君主據說寫信、派使節和提供人質給西部皇帝，請他做平靜的旁觀者，對他們的爭執置身事外。就羅馬人而言，最樂意見到的事情莫過於他們的宿敵自相殘殺。西班牙戰爭靠著絕望中的奮鬥和獲得各種勝利，才能艱苦卓絕地持續下去。在經歷三次戰役後，戰功彪炳的瓦利阿成為哥特人的英雄，顯赫的名聲傳遍整個帝國。他消滅了斯林吉人，但這些蠻族已經將美麗而又富裕的貝提卡行省蹂躪得無法恢復原狀。他在會戰中斬殺阿蘭人的國王，這些部族都是四處漂泊的西徐亞人，殘餘的人員逃離戰場，並沒有選出新的首領，低聲下氣地在汪達爾人的旗幟下尋求庇護，從此以後處境每況愈下。汪達爾人以及蘇維匯人敵不過百戰百勝的哥特人，這些混雜的蠻族群眾退路全被截斷，被驅往加利西亞的山區。這塊面積狹小的範圍全是貧瘠的土地，他們棲身其間，仍舊保持無法平息的敵意。

瓦利阿為獲得勝利而感到自豪卻還能信守諾言，他把征服的西班牙仍舊歸還給霍諾留。一個受壓迫的民族處於皇家官員暴政的淫威之下，對於受到蠻族的奴役感到心中不安。就在戰局完全底定前，瓦利阿的武力所帶來的頭一件好處，就是鼓勵拉文納的宮廷為他們軟弱的國君舉行榮耀的凱旋式。霍諾留像古代平定各民族的征服者一樣進入羅馬，如果不是大家認為他的生平事跡只值得建立一座奴性和墮落的紀念物，我們就會發現一大群詩人、演說家、官員和主教，異口同聲讚揚霍諾留皇帝的氣運、智慧和英勇無敵的奮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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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蠻族在高盧的割據局面及對後世的影響(419—420 A.D.)

要是瓦利阿在再度越過比利牛斯山之前，完全根除引起西班牙戰爭的火種，身為羅馬的盟軍只有他才配舉行凱旋式。哥特人渡過多瑙河43年後，戰無不勝的軍隊根據條約規定，獲得第二阿基坦行省建立自己的王國。這個濱海地區位於加龍河與盧瓦爾河之間，首府布爾多具有民事和教會的管轄權。城市的位置非常優越，可以獲得海洋貿易之利，建造成制式的城區非常雅致，居民人數眾多，而且以財富、學識和文雅的舉止，在高盧人當中出類拔萃。毗連的行省可以與伊甸園媲美，托天之福享有肥沃的土壤和溫暖的氣候，整個鄉土展現出勤勉工作所需的技藝和應得的報酬，哥特人在歷經戰陣的辛勞後，盡情享用阿基坦的葡萄美酒。

哥特人的邊界在增加了一些行政區域後又擴大很多，阿拉裡克的繼承人將皇家的居所設置在圖盧茲，形成5個人口稠密的社區，四周有城牆圍繞。大約在霍諾留統治的最後一年，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蘭克人在高盧的各行省，獲得永久的領地和主權。篡奪者喬維努斯慷他人之慨，把第一日耳曼行省也就是上日耳曼地區，整個割讓給盟友勃艮第人，後來也獲得皇帝的同意成為合法的領地。這些英勇的蠻族逐漸運用武力的奪取或者根據條約的規定，一共佔領兩個行省，現在仍舊保持大公國和伯爵封邑的頭銜，都以勃艮第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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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人是羅馬帝國強大而忠實的盟友，過去曾經英勇抵抗入侵者，現在則受到誘惑要傚法他們的榜樣。特裡夫是高盧的首府，被法蘭克人無法無天的團伙所洗劫，原先地位卑下的殖民區一直維持在托克薩德裡亞，也可說是位於布拉班特，之後漸漸沿著默茲河和斯海耳德河的兩岸擴展地盤，一直到他們的自主權擴張到整個第二日耳曼行省，也就是下日耳曼地區。這些都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可以找到歷史上的證據，但說到法蘭西王國的奠基者，法拉蒙德依靠他的武力征戰以及制定法律的事件，甚至就連這位英雄人物是否存在，現代學者都用非常公正的嚴苛態度加以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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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盧的富裕行省受到摧毀始於這些蠻族的興起。建立聯盟會帶來危險和迫害，這根植於人類對利益和慾望的反覆無常天性中，逼得他們要違犯公眾的和平與安寧，把負擔沉重而且極不公平的贖金，強加在倖存的省民身上。他們剛剛逃過戰爭的災難，最美好和最肥沃的土地卻被分配給貪婪的異鄉人，供給他們的家庭、奴隸和牲口使用，戰慄的當地人士只有在悲歎聲中放棄來自祖先的繼承權利。這種國內發生的慘劇並非僅見於被制服的人民，事實上羅馬人所遭受的痛苦，不僅來自國外異族征服以後的暴虐無禮，還有來自內戰的瘋狂屠殺和清算。三人執政團把18個意大利最繁榮的殖民區摒棄於法律保護之外，奪走他們的土地和房屋分配給退伍的老兵，因為是這些老兵為死去的愷撒報了大仇，同時還剝奪了這些地區的自由權利。有兩位同樣名聲響亮的詩人遭遇類似的狀況，為失去祖傳的產業而悲歎不已。看來奧古斯都的軍團士兵，比起霍諾留在位時入侵高盧的蠻族，就暴虐和專橫來說更勝一籌。

維吉爾能從百夫長的劍下逃生實是千鈞一髮，結果還是被奪去位於曼圖亞附近的農莊；布爾多的保利努斯從哥特人買主手裡接到一筆錢，使他感到很欣慰，也感到很驚異，雖然比起產業的實際價格要低很多，掠奪的行為起碼會用溫和與公平的外表加以掩飾。征服者這個讓人憎惡的名字，被羅馬人用「客卿」這個溫馨而親切的稱呼所軟化。高盧的蠻族特別是哥特人一再公開宣稱，他們要用友情與人民建立穩固的關係，對皇帝要負起盟友和服役的責任。霍諾留和其繼承人的頭銜、法律以及政府的官員，在高盧的行省仍舊受到尊敬，雖然他們已經將這些行省的權力都交給蠻族盟邦了。國王只對本族的臣民握有至高無上和獨立自主的權勢，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還是要求授予皇家軍隊主將這個更為顯赫的職位。像這種發自內心的尊敬，使得羅馬人的名字在戰士的心目中有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凱旋式中不敢展示從卡皮托山掠奪的戰利品。


 十四、不列顛的分離和獨立以及高盧行省的聯盟會議(409—449 A.D.)

在意大利受到哥特人蹂躪，而阿爾卑斯山以外的行省，為連續幾位軟弱的僭主所壓搾時，不列顛島與羅馬帝國母體發生分離。防守遙遠行省的正規部隊逐漸撤走，毫無防衛能力的不列顛被放棄給撒克遜海盜，還有愛爾蘭和喀裡多尼亞的野蠻人。不列顛人已經陷入絕望局面，無法依賴一個正在衰亡的君主政體，給予緩不濟急而又極不可靠的援助。他們帶著武器集結起來驅退入侵者，察覺到自己竟有如此實力，為這個重大的發現而樂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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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同樣的災難所帶來的痛苦，也激發起類似的精神力量，阿摩尼卡各行省(這個名稱包括高盧從塞恩河到盧瓦爾河的濱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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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拿鄰近島嶼做榜樣，傚法他們的行為。這些地區的羅馬帝國的行政官員都服從篡奪者君士坦丁的權威，現在全部被驅除一空。人民建立起自由的政府不像過去那樣一直是專制主子手下的臣民。不列顛和阿摩尼卡的獨立獲得霍諾留的首肯，當時他是西部帝國的合法皇帝，來函特別囑咐新興的國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這可以解釋為永久和絕對放棄原有的統治權力，從某種程度上看這種主張獲得了事實的證明。就在高盧的篡奪者相繼敗亡後，濱海的行省又重新併入帝國的版圖，然而他們的歸順不是完全心悅臣服，經常會出現不穩的狀況。人民產生自負、多變而叛逆的性格，不論是為了爭取自由還是免除奴役都與帝國形成勢不兩立的局面。阿摩尼卡雖然不再維持一個共和國的形式，但還是經常受到煽動，引起帶來毀滅性災難的叛亂
[381]

 。不列顛的喪失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382]

 但皇帝對一個遙遠行省的獨立，抱著默許的態度是非常明智的做法。這種分離不會因為不列顛人的譴責暴政或是羅馬人的懲處叛逆而給雙方帶來無法避免的痛苦，官員基於國民之間的友誼，就會自動自發尊重相互的利益，根據聯盟和防護的權利義務建立雙方的關係。
[383]



不列顛的變革使得政府和軍事的人為結構為之冰消瓦解，獨立的國家在這40年間(409—449 A.D.)，為教士、貴族和自治市鎮的權勢所統治，一直到撒克遜人入侵為止。
[384]



其一，只有佐西穆斯對這種很特殊的處理方式留下了記錄，他非常確切地提到，霍諾留的信函是寫給不列顛的城市的。在羅馬人的保護之下，面積遼闊的行省有92個重要的市鎮在幾個區域興起，其中有33個城市因為獲得某些特權，或是處於重要的位置，較之其餘的市鎮顯得更為突出。
[385]

 每一個這樣的城市跟帝國其他行省的城市一樣，成為合法的法人團體。這些城市的目標是要符合國家的政策，完全依據羅馬制度的原始模式，將自治政府的權力分配給任期為一年的官員、一個民選的元老院以及人民大會。因而年度歲入和財務的管理、民事和刑事審判的運作、公用共事務的計劃和執行，全部依法行事，就像一個具體而微的共和國。等到他們矢言獨立時，城市和鄰近區域的青年，自然就投身在民選官員的旗幟下面列陣。但禍亂之源是人人都想在政治團體裡獲得利益而不用承擔責任，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不列顛在恢復自由權利以後，可以免於群眾的喧囂和黨派的傾軋。對於家世和財富方面高人一等的上層階級來說，那些行事大膽而眾望所歸的市民難免要侵犯到他們的特權。傲慢的貴族抱怨他們成了臣民的僕從，有時就會緬懷專制國君的統治。

其二，每個城市的管轄權涵蓋鄰近的地區，元老院那些繼承了世襲影響力的主要議員都支持此制度。較小的城鎮、村莊和地主顧及本身的安全，也要依附這些在發展中的城邦好獲得庇護，城市吸引力所及的範圍要視財富的多寡和居民的數量而定。但家業龐大的世襲領主不願受制於附近有實力的城市，渴望成為獨立自主的王侯，擁有決定和平與戰爭的權力。他們原先附庸風雅展現意大利風格的花園和田莊，很快變成堅固的城堡，一旦發生危險的狀況，可以為鄰近的鄉土提供防護作用。土地的收益用來購置武器和馬匹，並維持一支軍事力量，其成員是奴隸、農民和一群投靠他們的烏合之眾。在自己領土內的酋長具有的權力就像一個民選官員。不列顛有一些酋長可能真是古代國王的後裔，但還有比真實數字更多的人會採用尊貴的家譜，申辯被愷撒們所篡奪的繼承權利。
[386]

 他們的處境和希望使他們喜愛祖先的服裝、語言和習慣。要是不列顛的王侯恢復到蠻族的狀況，城市還是會保持著羅馬的法律和生活方式。整個島嶼會因兩個不同的國家派系而形成分裂，由於利益和憎惡引起的怒氣，再度陷入成千上萬的戰爭和傾軋之中。國家的實力無法聯合起來對付國外的敵人，反而在無謂的內部口角中消耗殆盡。當某一個人的功績遠超同儕，必然會成為英明的領導者，等到他能夠奪取鄰近城市的自由權利，就會擢升到僭主的高位，使得不列顛在擺脫羅馬政府以後再度受到專制的壓迫。

其三，不列顛教會由30到40名主教組成，加上適當比例的次級教士。他們的處境不夠富裕(對他們而言已經是貧窮)，所以會產生舉止得當和堪作表率的行為，以獲得公眾的尊敬。教士的利益和性質都使得他們贊同和平，並且要與情意相投的國家取得協同一致的步調，在平常的講道中把這些經驗教訓諄諄告誡所有的教徒。主教會議也可以說是國家最有份量和最具權威的集會，在這樣的商議過程中，各地的王侯和官員與主教混雜坐在一起，自由討論和爭辯國家和教會的重要事務，要調停不同的意見，建立盟邦的關係，徵收所需的稅賦，做出明智的決定，同心合力地執行。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不列顛人普遍同意要從主教中選出一個不列顛人的首領，也就是獨裁官。不過，像這種值得主教們關注的事情，卻為宗教的狂熱和迷信的行為所干擾，不列顛的教士一直處心積慮想要根除貝拉基異端，這不僅引起大家的憎惡，也在本鄉本土給他們帶來侮辱。

高盧的行省一直對羅馬帝國百依百順，不列顛和阿摩裡卡的反叛，把尋求自由權利的風氣傳播到高盧，這是非常明顯而自然的事。在一份正式的詔書中，霍諾留皇帝以如父執輩一般關愛的語氣(君王都是如此表達，卻很少讓人感受得到)強烈地保證，要召開7個行省的年度會議(418 A.D.)。這個名稱特別適合阿基坦以及古老的納博訥，很久以來他們就將凱爾特人的粗魯和落後改變為意大利人的文雅和進步。
[387]

 阿爾勒是首府，也是商業中心，被指定為舉行會議的地點。通常每年從8月15日到9月13日，連續舉行28天的會議。參加的人員是高盧的禁衛軍統領以及7個行省的首長，7個首長中其中一個的頭銜是總督，6位是省長，加上60個城市的官員和主教，還有就是身份和地位很高的富有地主。人數多少並不清楚，但是要具備相當的資格，這些人也可視為各地區的代表。會議經過授權可以解釋和傳達君王所頒布的法律，聽取省民申訴所受的冤屈和願望，緩和過重和不公的賦稅，集思廣益討論地方和國家的重大事件，著眼於恢復7個行省的和平與繁榮。

要是圖拉真和安東尼普遍建立這種制度，使得人民關心政府，產生生死與共的感情，羅馬帝國就會珍惜眾志成城的智慧和功業，將這種觀念傳播到每一個角落，臣民獲得應有的權利就會鞏固國君的寶座。專制政體的行政權要是被濫用，那麼在會議的調停和干涉之下，就某些方面來說會產生制止和修正的效果。全體公民和自由民的武力可以用來抵抗外敵，保衛國家的安全。人民的自由權利可以發揮溫和施政與慷慨獻身的作用，羅馬帝國仍舊可以保持天下無敵和永垂不朽的聲威。要是這一制度的規模過大或者因人事變遷而無法存在下去，那麼主要的成員也許就可以各自保持活力及獨立。但當帝國衰亡到病入膏肓時，才遲遲運用局部的治療方式，可以說無法收到任何重大而有益的成效。霍諾留皇帝之所以表示驚奇，是他必須迫使勉為其難的行省接受這種特權，而照理來說應該是由行省向他提出懇求才對。為此他不得不規定不出席會議的代表要罰鍰3或5磅的黃金，看來他們是把霍諾留給予的自由當成是虛幻的禮物而不願接受，反而認為這是壓迫者最後給予他們的殘酷侮辱。


 第三十二章 東羅馬皇帝阿爾卡狄烏斯 優特羅皮烏斯掌權後失勢 蓋納斯之叛 聖克利索斯托受到迫害 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 波斯戰爭與瓜分亞美尼亞(395—460 A.D.)


 一、東羅馬皇帝阿爾卡狄烏斯臨朝的狀況(395—408 A.D.)

狄奧多西的兩個兒子分治羅馬世界，東羅馬帝國終於被建立起來，從阿爾卡狄烏斯臨朝到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在一種早熟的、始終處於衰敗的狀態中，就這樣苟延殘喘存了1058年(395—1453 A.D.)。帝國的君主堅持保留羅馬皇帝的稱號，實際上不僅虛假也毫無意義，同時還沿襲愷撒和奧古斯都的頭銜，表示自己是偉大帝國首位統治者的合法繼承人。君士坦丁堡的皇宮可與金碧輝煌的波斯宮殿媲美，氣勢雄偉無可匹敵。阿爾卡狄烏斯在位時講究奢華鋪張，為此飽受指責。聖克利索斯托
[388]

 在布道的講辭中，用口若懸河的辯才大聲讚美，他說道：

皇帝頭戴冕旒或金冠，鑲嵌價值連城的珠寶。身著專為神聖的龍體供應的飾物和紫袍，御用衣物全是絲織品，上面繡著金龍圖案。他的寶座用純金打造。只要皇帝公開露面，身旁一定會有廷臣、侍衛和隨從簇擁護駕，手上拿的矛戈和盾牌，身上穿的胸甲和頭盔，就連馬匹的韁轡和配件全部金光閃閃，展現出雄偉的軍容。華麗的盾牌中間有凸飾凸起，四周環繞著較小的飾釘，看起來像人的眼睛。兩匹純白色的騾子拖拉皇帝的座車，閃爍著耀眼的光芒，純金的車輛引起觀眾的讚賞。大家全都注視著紫色的帷幕、雪白的座毯、碩大的寶石及各種華麗的金銀器具，隨著座車的行進，顯現五彩繽紛的景象。皇室的畫像都是藍底白框，皇帝坐在寶座上，他的兵器、戰馬和侍衛圍繞在身旁，被征服的敵人五花大綁趴伏在腳下。

君士坦丁在歐亞兩洲的交界處建立皇家的都城，繼承他的帝王都把它當成永久的皇居。在這敵人的威脅所不及，甚至就是人民的怨言也難以與聞的地方，他們接受隨著風向從世界各地送來的貢品。固若金湯的首都多少世代以來，抵禦蠻族凶狠的攻擊。東部帝國統治的疆域以亞得裡亞海和底格里斯河為界，從極為寒冷的西徐亞到埃塞俄比亞的熱帶地區，中間隔著25天的航程，
[389]

 所經範圍全都是東部帝國的領域。帝國人口稠密的地區是技藝和學術的中心，也是奢華和財富的樞紐。居民接受希臘的語言和習俗，自稱是人類當中最進步和最文明的群體，看來確有幾分道理。政府的形式是單純的君主政體，羅馬共和國這個長期以來一直保留著幾分自由氣息的名稱只限於拉丁地區的行省。君士坦丁堡的君主以偉大自詡，原因在於他們的人民帶著奴性的順從態度，根本不知道這種奴性會摧殘人的心志，損傷人的才華。臣民的意志要是只能聽命於主子的指使，就必然沒有能力抵抗蠻族的攻擊以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財產，也就不能堅定自己的理性抗拒迷信的脅迫。


 二、宦官優特羅皮烏斯的弄權與亂政(395—399 A.D.)

哥特人的叛亂和魯菲努斯的敗亡是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統治期間最早發生的重大事件，它們之間有密切關聯，在西方歷史上佔有重要一頁。優特羅皮烏斯
[390]

 是君士坦丁堡皇宮的宦官總管之一，很顯然，他已經繼承了那位傲慢大臣的地位。他對摧毀魯菲努斯的命運不遺餘力，也將重蹈魯菲努斯惡行的覆轍。宮廷所有發佈的命令都要獲得他的首肯，下屬的馴服和逢迎更助長了他對國家法律的藐視，有時連習俗也不放在眼裡，這樣做當然比較困難和危險。

阿爾卡狄烏斯那些最弱勢的前輩君王在位時，宦官的統治在私下進行，幾乎不見蹤影。他們暗示自己是國君的親信，但表面上的功能還是限於奴僕的服務，掌管著皇帝的服飾和寢宮。他們用低聲細語指揮御前會議的進行和決定，用惡意的建言摧殘顯赫市民的名聲和前途，但絕不敢站到帝國的前台，或是公開玷污國家的榮譽。優特羅皮烏斯是宦官之中第一號角色，竟敢出任羅馬的高官和將領，當著忸怩不安的元老院議員的面，登上法庭宣佈判決，或是高談闊論發表意見，有時全副武裝騎在馬上，像一個英雄那樣率領部隊出征。這種不顧習俗和禮法的行為，顯示出意志薄弱和不遵法度的心態。同時優特羅皮烏斯沒有建立不同凡響的功勳，也無法展現高人一等的能力，無從彌補愚蠢和惡劣的圖謀所帶來的缺失。從他過去的經歷來看，既沒有從事法律的研究，也沒有投身軍旅的磨煉，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空費力氣，不僅笨拙可笑，而且毫無成效，看在旁觀者的眼裡不禁對他產生藐視之心。

哥特人曾表示出他們的想法，希望羅馬軍隊經常由這種將領來指揮。這位大臣的名字只能引起嘲笑，作為一個公眾知名的人物，不僅讓人感到可恨，更讓人感到可悲。阿爾卡狄烏斯的臣民想起這個殘疾而又老朽的宦官，
[391]

 竟然非常邪惡地模仿大丈夫的行為，心中真是大為光火。他出生在卑賤的奴隸家庭，進入皇宮服務以前，經常被轉手出售伺候上百個主人，在低賤而可恥的喪葬職業中耗盡青春活力，到了老年終於能夠獲得自由擺脫窮困。當他那令人蒙羞的故事在私下的談話中到處流傳甚至是被誇大時，各種非凡的榮耀卻被奉承者拿來滿足他的虛榮心。不論材質是黃銅或大理石，優特羅皮烏斯的雕像豎立在元老院、首都和行省，裝飾著文官和武職各種功業的標誌和圖形，題獻的名銜是君士坦丁堡第三位奠基者，看著真是令人汗顏。他被擢升到象徵著元老重臣的大公位階，這個頭銜起初在法律意義上通常都被授予皇帝的父親。就在4世紀最後一年，一個宦官也是一個奴隸污辱了執政官的榮名。不過，像這樣怪異而又奇特的驚人之舉
[392]

 ，倒是引發了羅馬人的厭惡之情。西方拒絕承認這位陰柔奢靡的執政官，把他看成是共和國史上難以磨滅的恥辱。優特羅皮烏斯的共治者是一個學識淵博受到尊敬的官員，
[393]

 但絲毫沒有令人聯想起布魯圖斯和卡米盧斯，足以說明兩種不同的施政之道。

魯菲努斯膽大妄為，優特羅皮烏斯更為嗜血及熱衷於報復；同時宦官的貪婪並不亞於統領無饜的胃口。
[394]

 高居上位的壓迫者靠剝削百姓發財，優特羅皮烏斯把這些人整垮，將他們的產業據為己有，滿足他的貪財個性。如果僅僅如此，倒不致引起嫉妒，也不會產生不公正的行為。但是到了後來，那些合法繼承和勤勞工作所獲得的財富，也被他運用掠奪手段加以染指，這種勒索的方式經常實施，並不斷改進。克勞狄安對公開拍賣各種職務的狀況，有極為生動而詳盡的描述：

虛弱不堪的宦官(諷刺詩人的這種說法讓人發出會心的微笑)只會受到貪婪的鼓舞，用一隻奴性的手像可憐的小偷一樣打開主子的錢櫃，現在已經變得富可敵國。這個帝國可恥的掮客，把羅馬的行省從海姆斯山一直到底格里斯河，都拿來明碼標價，好朋比分肥。有個人當上亞細亞代行執政官頭銜的總督，付出的代價是他的莊園；另一個人用妻子的珠寶買到敘利亞。第三個人很沮喪只能用父親的產業換到比提尼亞的統治權。在優特羅皮烏斯戒備森嚴的辦公室裡，有一張很大的圖表可以公開參閱，上面標明行省不同的價格。本都、加拉太和呂底亞的價值有很大的差異，能很清楚地區分出來。想得到呂底亞只要花幾千金幣，但是富裕的弗裡吉亞需要的金額就要多得多。宦官期望能用社會不良風氣做借口掩飾自己的醜行，由於他已經出賣自己的人格，就想把其他人的人格全部賣掉。在激烈的競爭之下，人格就在天平的臂上搖擺不定，這裡關係著行省的命運和前途，直到砝碼的重量使天平傾向一邊，心情在公正的判決時仍舊緊張萬分。(氣憤不已的詩人繼續說道)上面所說的狀況，就是羅馬人的英勇無敵所收穫的成果，那是安提奧庫斯的失敗和龐培的勝利。

貪污的濫權行為獲得高位，可以確保未來的罪行得到豁免。但是優特羅皮烏斯用籍沒攫取財富，已經沾染違法亂紀的惡名。只要便於指控和定罪，地主的產業就會落到他的手中，也有些貴族死在劊子手的刀下，帝國荒涼冷漠的邊陲充滿無辜而顯赫的流放人員。在東部的將領和執政官之中，阿布登提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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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優特羅皮烏斯最為憎惡的對象。他犯了無法寬恕的罪名，在於推薦這位卑鄙的奴隸進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宮。大權在握而又忘恩負義的嬖倖，非要讓自己的恩主受到羞辱才感到滿足，甚至認為會受到眾人的恭維和讚賞。皇帝下達敕令，剝奪了阿布登提烏斯龐大的家產，將他放逐到羅馬世界最遠的邊疆，位於黑海之濱的皮提烏斯。他在蠻族靠不住的憐憫之下苟且偷生，直到優特羅皮烏斯喪生以後，才遷往環境較好的放逐地點，位於腓尼基的西頓。

毀滅提馬西烏斯需要更為猛烈而正規的攻擊才能奏效。他在狄奧多西的軍隊出任主將，這位國之重臣在色薩利對抗哥特人，贏得決定性的勝利，建立了英勇善戰的令名，就以他的君主為榜樣，脫下戎裝享受和平生活，把皇帝對他的信任放棄給邪惡而別有用心的諂媚之輩。提馬西烏斯曾不顧公眾反對，拔擢無恥之尤的隨從巴爾古斯指揮一個支隊，結果遭到這位隨從的恩將仇報，這得怪自己識人不明。巴爾古斯在宦官唆使下，指控他的庇主涉入叛逆陰謀，將領在阿爾卡狄烏斯親自主持的法庭受審，宦官總管站在寶座旁邊，向皇上建議審問的重點和駁斥答辯。但這種形式的審判必定是充斥著偏頗和武斷的，之後皇帝把進一步調查提馬西烏斯的罪行，授權給薩頓尼努斯和普羅科皮烏斯負責。前者有執政官的位階，而後者是瓦倫斯的岳父，仍舊受到尊敬。公正而合法的調查程序表面上看來由坦率而誠實的普羅科皮烏斯主持，但是他的同僚運用逢迎的手段，討好皇帝使他不得不屈從。結果薩頓尼努斯對不幸的提馬西烏斯宣佈有罪的判決，以皇帝的名義籍沒巨額家財，好處全部落在嬖佞的手裡。他受到永久的放逐，地點是利比亞沙漠與世隔絕的奧埃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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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馬軍隊的主將到達流放地後就下落不明，有關他的遭遇的詳情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聽來倒是充滿矛盾和訛誤。有人暗示優特羅皮烏斯派人下手將他秘密處決；也有人提到他要逃出奧埃西斯，結果因飢渴活活餓死，在利比亞沙漠發現他的屍體；更有人言之鑿鑿，說他的兒子塞阿格裡烏斯逃脫宮廷特務和密探的追捕，集合一批阿拉伯強盜把提馬西烏斯從放逐地救出來，而後父親和兒子就不知所終。至於忘恩負義的巴爾古斯，不僅沒有獲得告發應有的報酬，反而被更為邪惡的大臣找到理由陷害置於死地，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必然下場。

心懷恨意的民眾和陷於絕境的仇敵，不斷威脅著優特羅皮烏斯的人身安全，或許只是他心虛而已。還有一大群貪污逢迎的走狗，靠著他陞官發財，同樣也有這種畏懼之感。他們為了自保就制定法律對自己進行嚴密的防護，這些法律完全違反人道和公正的原則。

其一，運用阿爾卡狄烏斯的職權以他的名義制定相關的法條，任何人只要得到皇帝認可，屬於這個團體的成員，那麼若有人對這些成員的生命圖謀侵犯，無論是臣民還是異鄉人，均應處以死刑和籍沒財產之懲罰。這種編造出的帶有隱喻性質的罪行實質是對一些人的保護，任何人均不得對下述人員有所侵犯，不僅是允許參加神聖御前會議的成員，亦即政府和軍隊職位最顯赫的官員，還有皇宮的主要負責人員和宦官、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議員、軍事指揮官和行省的地方官員。在君士坦丁繼承人之下開列出非常含混而毫無限制的名單，甚至把官位卑微而數量龐大的低級官員全部包括在內。

其二，要是旨在直接保護君主的代理人，使他們在執行公務時免於實際的暴力侵犯，運用嚴刑峻法或許說得通。但是附屬於皇室的整個團體要求獲得特權或赦免權，要讓自己在最邪惡的狀況下，也能免於受到同胞情有可原或理應如此的憎恨。同時按這個經過奇特曲解的法令來理解，無論是私下對皇帝的抱怨還是精心策劃的謀逆，均屬於同樣程度的罪行。阿爾卡狄烏斯的詔書非常確切而荒謬地宣稱，在這種謀逆案件之中，「思想」和「行動」受到同樣嚴厲的懲處。在知道了其他人謀逆的意圖後，除非立即揭發，否則與謀逆者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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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若有人行事輕率膽敢懇求寬恕叛徒，就要受到公開和永久的羞辱。

其三，

有關叛徒的兒子(皇帝繼續提到)雖應同樣接受懲罰，但他們可能是傚法父母的罪行。皇家基於好生之德，特別饒恕其性命，然而也宣佈他們無論是在父系還是母系方面，都喪失全部的繼承權，也不能從親戚或陌生人的遺囑中獲得任何贈予或遺產。他們要世代蒙受羞辱，毫無出任官職和發財致富的希望，要忍受貧窮和藐視的痛苦，直到他們覺得活著是災難，只有死亡才能獲得解脫。

像這樣一段話，大可拿來侮辱全人類富於同情的天性，但皇帝(或是他寵愛的宦官)卻把它當成溫和的法律大加讚賞。何況對於贊同或沒有揭發假想的陰謀活動的人員，此一惡法也讓他們的子女受到同樣不人道和不公正的處罰。羅馬法有些最高貴的規定都已消失無蹤，但是這份成為官僚和暴政最方便而有力的工具的詔書，倒是很小心地被保存在《狄奧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之中。類似的立法精神在現代又死灰復燃，用來保護日耳曼的選侯和羅馬教廷的紅衣主教。
[398]




 三、特裡比基爾德的叛亂和蓋納斯的謀逆(399—400 A.D.)

這些血腥的法律在毫無武裝和勇氣的人民中間散佈恐懼，然而對於東哥特人特裡比基爾德(Tribig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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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膽的冒險行動，卻無法發揮任何制約的作用。狄奧多西將弗裡吉亞最肥沃的區域作為這一支黷武好戰民族的墾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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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們將一個辛勤的農夫緩慢獲得的收成與阿拉裡克成功的掠奪和慷慨的報酬做比較，不由露出焦急而不耐煩的神情。於是他們的首領認為君士坦丁堡的皇宮招待不夠殷切，感覺自己受到了冒犯而產生憤怒之心。位於帝國心臟地區軟弱而富裕的行省，聞到戰鼓的聲音而驚惶失措。蠻族忠誠的附庸一直受到帝國的忽視和壓迫，一旦蠻族恢復對帝國的敵意，立刻再度獲得尊敬。

在湍急的馬斯亞斯河與蜿蜒的邁安德河之間，
[401]

 葡萄園和豐收的田地全部毀於戰火，市鎮傾圮的城牆在敵軍一擊之下化為塵土。戰慄的居民逃脫血腥的屠殺來到赫勒斯滂海峽的兩岸，特裡比基爾德的叛亂使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變成一片赤土。潘諾尼亞的農民頑強抵抗，阻遏了蠻族快速的推進。塞爾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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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城市位於寬廣的沼澤和塔魯斯山高聳的懸崖之間，東哥特人在狹窄的隘道受到攻擊，喪失最勇敢的部隊，面臨失敗的命運。他們的首領並沒有因不幸的挫折而鬥志消沉，軍隊很快從成群的蠻族和亡命之徒中獲得補充，希望打著戰爭和征服的光榮旗號，能夠名正言順從事搶劫和掠奪的行動。

特裡比基爾德獲勝的傳聞有時會因害怕秘而不宣，有時會因阿諛故意加以隱瞞，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逐漸在宮廷和都城引起巨大的恐慌。情況不明和故弄玄虛使所有的災難都被誇大，臣民憂心忡忡地推測叛徒未來的動向。特裡比基爾德要是向內陸前進，羅馬人認為最可能的路線是越過塔魯斯山的隘道，然後進犯敘利亞；如果他要從海上實施突擊，這也是哥特首領最可能的行動，為了進行這個威脅性最大的計劃，他就要佔領愛奧尼亞海的港口以整備一支船隊，如此一來從尼羅河的河口到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所有沿海地區都會受到蠻族的蹂躪。迫在眉睫的危險，加上固執的特裡比基爾德拒絕接受調停所提出的條件，迫得優特羅皮烏斯召開戰爭會議，誇耀自己的部隊久經戰陣有莫大的優勢，然後把色雷斯和赫勒斯滂海峽守備任務托付給哥特人蓋納斯，責成他的寵將利奧指揮亞細亞的軍隊。這兩位將領雖然做法不同，對於促進叛徒的大業倒是同樣有效。利奧頭腦簡單四肢發達，號稱東方的「埃阿斯」，早年的職業是羊毛梳工，後來投身軍旅生涯，事實上對兵法一竅不通，生性浮躁善變，對於作戰的計劃根本不會貫徹執行，因為無知所以分不清真正的困難，因為怯懦所以喪失有利的機會。

東哥特人輕率冒進，在梅拉斯河和尤里米頓河之間陷入不利的局面，受到潘諾尼亞農民的圍困而進退不得。但帝國軍隊的抵達不僅沒有使他們全軍覆沒，反而讓蠻族獲得安全和勝利。特裡比基爾德在漆黑的夜晚奇襲羅馬人警戒鬆弛的營地，忠誠的蠻族協防軍有大部分人員受到勾引，沒有費多大力氣就驅散了羅馬人的部隊。他們在首都過著奢華的生活，紀律腐敗到不堪一擊。心懷不滿的蓋納斯認為是他的大膽圖謀才置魯菲努斯於死地，結果讓優特羅皮烏斯坐收漁人之利，懊惱自己毫無志氣像奴才一樣接受宦官的統治。現在野心勃勃的哥特人被人懷疑，至少公眾的輿論如此，說是他在暗中唆使特裡比基爾德反叛，他們不僅是同族，而且有通家之好。
[403]

 等到蓋納斯越過赫勒斯滂海峽，把亞細亞軍隊的殘部收容在麾下，費盡心機使自己的行軍迎合東哥特人的願望，採取的撤退行動是先放棄對方要入侵的國土，選擇的前進路線便於蠻族協防軍的背棄潛逃。他一再對皇家宮廷誇大特裡比基爾德的勇氣、才能和永不匱乏的作戰資源，承認自己無法有效進行戰爭，逼使皇帝授權他與勢力強大的對手展開談判。傲慢的叛徒提出了和平的條件：獻上優特羅皮烏斯的頭顱——這種敵對的陰謀洩露出背後的策劃人和他的企圖。

膽大包天的諷刺詩人為了發洩心中不滿，本著良心血性指責那些基督教皇帝，尤其是狄奧多西的兒子，把他比作虔誠而無害的綿羊。這樣說不僅褻瀆了歷史的尊嚴，也與歷史的真相相違背，那些皇帝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牧羊人的財產。不過，畏懼之感和婚姻之愛這兩種強烈的情緒喚醒了阿爾卡狄烏斯萎靡的心靈，蠻族的勝利所帶來的威脅使他感到害怕，也屈服在妻子優多克西婭嬌柔的勸說之下。她流著裝出來的眼淚，抱著嬰兒將之呈給他的父親，懇求他對自己受到的真實或虛構的侮辱做出公正的裁決，並將之歸罪於大膽無恥的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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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做出了優特羅皮烏斯有罪的判決，4年來一直束縛著君王和人民的魔咒突然解除，對嬖佞歌功頌德的喝彩聲噤若寒蟬，轉換成人民和士兵的喧囂，譴責他所犯下的罪行，要求將他立即處決。

優特羅皮烏斯大難臨頭，處於絕望的時刻，唯有教堂的聖所可以給他庇護，然而這種特權正是他過去想盡辦法要加以限制的。約翰·克利索斯托是位口若懸河的聖徒，很樂意保護毫無抵抗力的大臣，以回報讓他榮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寶座的恩情。大主教步上主座教堂的講壇，面對無分男女老幼的群眾，在大家的注視和聆聽下，發表了一篇悲天憫人的講道辭，感歎榮華富貴的變遷無常，對於過去的冤恨愁苦要有寬恕之心。面色蒼白飽受驚嚇的可憐蟲表現出極度痛苦的樣子，卑躬屈膝地匍匐在祭壇的聖桌下，呈現出宗教信仰的嚴肅和教誨人心的作用。講道人用極其羞辱的言辭，指控優特羅皮烏斯的不幸是罪有應得，盡量激起民眾對他藐視以緩和他們難以平息的憤怒。最後還是人性的同情、迷信的力量和出色的辯護佔到上風，優多克西婭皇后害怕引起臣民的反感，不敢侵犯教堂的聖所。優特羅皮烏斯接受了克利索斯托的說服，加上誓約保證饒恕他的性命，因此願意出首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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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新任大臣不顧國君的顏面，立即發佈一份詔書，宣稱過去的寵臣所作所為侮辱了執政官和貴族的名聲，現在要廢除他的雕像，籍沒他的家財，將他永久流放到塞浦路斯島，要令他受盡痛苦。
[406]

 卑劣和老朽的宦官不再使他的敵人驚懼難安，他想在和平、孤獨和舒適的氣候中安享餘生，也是可望而不可得之事。那些懷著強烈報復之心的仇敵，就算是讓他悲慘地活下去都感到憤怒不平。優特羅皮烏斯沒有踏上塞浦路斯的海岸就被召喚回去，他還懷著逃脫毒手的希望，以為只是換個放逐地點。誰知是皇后受到誓言的約束，不得不改變審判和執刑的場地，從君士坦丁堡移到卡爾西頓的近郊。從執政官奧勒良的判決來看，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專制政府對司法所持的立場和動機。優特羅皮烏斯殘害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可以說死有餘辜。但是我們發現這次審判定罪的理由，是違制使用神聖的馬匹給他拉車，而這種牲口憑著血統和毛色，專供皇帝使用。

當朝政混亂亟須改革之際，蓋納斯公開背叛帝國，毫無忠誠之心，率領部隊到達呂底亞的提阿提拉，與特裡比基爾德聯合起來，在東哥特人的叛黨頭目中保持發號施令的地位。聯軍勢如破竹，向著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進軍。就在這時，阿爾卡狄烏斯收到蠻族的通知，他們提出只要能相信蠻族的誠信，給予他們應有的權勢和保障，那他就不會失去亞細亞的領土。供奉神聖殉教者優菲米亞的教堂，位於卡爾西頓附近高聳的山頂上，被選來作為會談的地點。蓋納斯用尊敬的態度躬身在皇帝的腳前，要求先拿奧勒良和薩頓尼努斯當作犧牲。這兩個大臣都是執政官的位階，被傲慢的叛軍用刀架在脖子上，直到皇帝親自走過去說項，才讓他們獲得了隨時可能變卦的極其羞辱的緩刑。

哥特人依照雙方同意的條件，立即從亞細亞這邊前往歐洲，勝利的酋長接受了東羅馬帝國授予他的軍職，成為羅馬軍隊的主將。君士坦丁堡很快進駐大量蠻族的部隊，所有的追隨人員都獲得了帝國的官職和酬金。蓋納斯在年幼時渡過多瑙河懇求羅馬人的保護，後來成為無家可歸的難民，從軍以後靠著勇氣和運道陞遷極為快速，最後由於輕舉妄動和謀叛不忠導致身敗名裂。雖然受到大主教強烈的反對，他堅持要為阿里烏斯派教友爭取一座特定的教堂，由於公開容忍異端，使正統基督徒的自尊大受打擊。
[407]

 君士坦丁堡每個地區都亂成一團，毫無秩序可言。市內那些富有珠寶商的店舖和銀行家的桌子上堆滿金銀財寶，讓蠻族看得眼紅，為審慎起見，應該把那些引人垂涎的東西搬走，才能減少危險。這些蠻族憎恨君士坦丁堡市民對他們採取的預防措施，到了夜晚發起了幾次讓人害怕的襲擊，甚至試圖縱火燒燬皇宮。
[408]

 在這種相互疑懼和敵視的狀況下，守衛部隊關閉城門，市民拿起武器去阻止和懲治謀叛的哥特人。蓋納斯沒有留在城內，部隊在群龍無首之下受到襲擊和壓制，血腥的屠殺中有7000蠻族喪生，民眾為了洩憤還不停地追殺。正統基督徒把屋頂拆掉，不斷拋下燃燒的大木頭，把敵人從阿里烏斯派的教堂和聚會所趕出來，一直到完全殲滅為止。

蓋納斯若非毫無所知，就是對成功太有信心，以至於聽到下列消息不禁大驚失色：部隊的精英已經全部被殲；他自己被宣佈為公敵；他的族人弗拉維塔是羅馬帝國勇敢且忠誠的盟友，現在負責指揮所有海上和陸地的戰爭。叛軍在色雷斯的掠奪行動遭到各城市頑強的抵抗，非常嚴密的防守使蠻族無可乘之機。蓋納斯手下那些飢餓的士兵，糧米已經減少到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甚至要拿壕溝邊的青草當作食物。同時他本人還在幻想亞細亞的財富和奢華，孤注一擲地打算強渡赫勒斯滂海峽。他缺乏所需的船隻，但是切森尼蘇斯的森林可以提供製造木筏的材料，無所畏懼的蠻族並不拒絕進擊，相信自己有克服波濤的能力。弗拉維塔在一旁注意他們所採取的行動，等他們渡過一半時，羅馬人的戰船
[409]

 除了用槳划，還趁著海流順著風向，使出全力趁勢一路衝撞過去，赫勒斯滂海峽的水面上浮滿哥特人沉船的碎片。蓋納斯的希望完全破滅，連帶還損失了數千最勇敢的士兵，不得不拋棄統治和征服羅馬人的念頭，決定重過獨立自主的蠻荒生活。他帶著一隊行動快速的輕裝蠻族騎兵，離開他們的步兵和行李，準備花8到10天，實施300英里的行軍從赫勒斯滂海峽趕到多瑙河。
[410]



這個重要邊疆的所有守備部隊逐漸被消滅，現在是12月，河流全部凍結，寬闊無邊的西徐亞地區為蓋納斯的雄心大志帶來美好的遠景。他的企圖早已私下傳達給當地的部隊，他們願意為首領的雄心獻身。等到他發出離開的信號，一大群行省的協防軍遭到不講道義的屠殺，蓋納斯懷疑是當地政府的指示。虛榮心很強的弗拉維塔不僅要結束戰爭，還想獲得大眾的讚譽，希望在承平的時代擢升至執政官的高位。哥特人快速行軍通過色雷斯平原，以為可以逃脫被追捕的恐懼。但是戰力強大的盟友全副武裝要護衛帝國的尊嚴，防守和平而自由的西徐亞，匈奴國王烏爾丁以優勢兵力阻止蓋納斯前進。這個帶有敵意已殘破不堪的地區妨礙到蓋納斯的撤退，他拒絕放下武器投降，不斷發起衝鋒，想從敵軍的陣列中打開一條血路，結果和絕望的追隨者在戰場一齊被殺。
[411]

 赫勒斯滂海戰獲勝後11天，蓋納斯的頭顱被當作最值錢的禮物送到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用豐富的賞賜表示衷心的感激，安排飲宴，張燈結綵，慶賀公眾的獲救。阿爾卡狄烏斯的凱旋成為敘事詩的主題，
[412]

 國君不再感受敵意恐懼帶來的壓力，讓自己順從妻子溫和而絕對的控制。誰知美艷如花而又工於心計的優多克西婭，因為迫害聖約翰·克利索斯托以致身敗名裂。


 四、克利索斯托出任都城大主教的作為(398—403 A.D.)

生性怠惰的涅克塔裡烏斯是格列高利·納齊安讚的繼承人，在他過世以後，相互爭奪的候選人毫無羞恥之心，用金錢收買人民或用諛言取悅佞幸，整個選舉活動把君士坦丁堡教會弄得四分五裂。優特羅皮烏斯這一次像是背離了他平素行事的原則，保持公正的判斷，任用一個毫無關係的陌生人，完全是因為這位人士有高尚的品德。他曾到東部旅行，在安條克聽到克利索斯托的講道，對其極為欽佩。這位教會的長老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士，被人稱為「名嘴」而望重一時。
[413]

 敘利亞總督接受一道密令，由於擔心民眾捨不得讓心儀的導師離開，所以派出一輛驛車，將他秘密而又迅速地從安條克載到君士坦丁堡。宮廷、教士和人民都毫無異議也不加干涉，一致同意大臣的選擇。無論是作為聖徒還是演說家，這位新任大主教(公元398年2月26日)都使公眾感到喜出望外，大為傾心。

克利索斯托生於敘利亞首府一個富裕的貴族世家，從小受到慈愛母親細心的照料，延請名師在家中施教。他曾在利巴尼烏斯的學院研習修辭學，舉世聞名的詭辯家很快發覺了門徒的天分，後來很坦率地提到，要不是他被基督徒偷偷運走，能夠接自己衣缽的非他莫屬。他的信仰非常虔誠，很快接受神聖的洗禮，拋棄能夠飛黃騰達為他帶來富貴的法律職務，在附近的沙漠裡埋名隱姓，克制肉體的慾望，過著長達6年之久的苦修生活，最後因為身體太過虛弱只能回到人類社會，在梅勒提烏斯的安排下，將才智用於教會的服務工作。但是無論在自己家中或者後來擔任大主教的職務，克利索斯托都堅持要實踐修道士的美德。他的前任拿豐盛的年俸，維持闊綽的排場和奢華的生活，他則全部將之用來創辦醫院。受到慈善事業幫助的民眾，為了聆聽大主教滔滔不絕富於啟發的講道，可以放棄劇院和賽車場的娛樂。他充滿雄辯之美的演說都被記錄了下來，將近20年來，在安條克和君士坦丁堡廣受推崇，一直都被小心保存著，主要是1000多篇布道和訓勉的講辭，使得後世的學者專家
[414]

 能夠欣賞到克利索斯托的真才實學。他們一致公認，這位基督教的演說家能夠靈活運用高雅而優美的語言，不僅隨心所欲收放自如，還能利用他在哲學和修辭方面所有的優勢。他掌握了非常豐富的例證、譬喻、概念和想像，對最普通的主題加以反覆論證和說明，通曉人性，迫使慾望屈從於德行，用戲劇表演一般的真實手法，揭發罪惡行為的愚蠢和可恥。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辛勤的濟世救人工作，激怒了兩類反對他的仇敵。其中一類人是深具野心的教士，他們嫉妒他的成功；另一類人就是冥頑不靈的罪人，他們痛恨他的譴責。這些人逐漸聯合起來，非要把他扳倒不可。克利索斯托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講壇上，發出雷霆之聲指責基督徒的墮落，但這是向所有聽眾投出的難以忍受的利箭，並沒有傷害和對準任何特定的人士。當他提到財富會帶來特有的罪惡時，窮人可以從抨擊聲中獲得片刻的安慰，而數量龐大的罪人誰也不會顯得突出，還有人因這種譴責感到身價提高而沾沾自喜。但是在這種金字塔式的階級結構中，越是接近頂點便越會收縮到特定的對象，像是高層官員、大臣、受寵的宦官以及宮廷的婦女
[415]

 ，特別是皇后優多克西婭，在少數罪犯中自然犯有多數的罪行。聽眾要是感到心虛或是自覺有罪，難免會認為這些譴責是別有企圖。

勇敢的布道者揭露公眾厭惡的罪行和罪犯，就要承擔隨之而來的危險。宮廷在私下對其表露出憎恨之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僧侶也心生不滿。他們在大主教狂熱宗教激情的感召下，非常倉促進行各項改革。他在講壇上指責君士坦丁堡教士階層，那些負責內部事務的婦女打著僕從或修女的名義，不斷爆出各種罪惡和醜聞。沉寂而孤獨的苦修士自絕於世界之外，受到克利索斯托熱烈的讚頌。但是成群結隊墮落的僧侶出於享樂和圖利的不良動機，經常在首都的街頭四處活動。他認為這些人辱沒聖職，不僅對其表示蔑視，而且大加攻擊。大主教除了大力勸說以外，只能用自己的權勢恫聲威脅。他在運用教會法規時，不僅熱心有餘，難免因個人的私心而產生包庇行為，且行事有時欠謹慎。

克利索斯托性格暴躁，
[416]

 雖盡量按照福音的教誨去愛自己的敵人，但還是縱容特權分子去憎恨上帝和教會的仇敵，很多時候將感情不加控制地流露在臉上。他出於健康和禁食之故，一直保持獨自用餐的習慣，這種被敵人指責為不夠友善和態度傲慢的習慣
[417]

 使得他那不合群的壞脾氣更嚴重化了。唯有親切的交談才能便於瞭解和處理事務，他卻保持獨來獨往的風格不願與人溝通，但又毫無戒心地信任輔祭塞拉皮昂。他對人性有深刻體認，卻很少應用在下屬和同儕身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始終認定自己有純正的動機和超凡的天賦，要擴展帝國都城的審理權，增加教區服務工作的範圍，結果被教外人士指為是野心勃勃的擴權行為，自己卻認為是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他有次巡視亞細亞所屬各行省，罷黜了呂底亞和弗裡吉亞13個主教的職位，且毫不掩飾地宣稱，出售聖職和放縱教規的嚴重腐化現象已使整個教會階層受到有害的影響。
[418]

 要是這些主教清白無辜，輕率而不實的譴責就會激起各界人士的不滿；如果他們確實有罪，為數眾多的同謀發現要保證自己的安全，就得讓大主教毀滅，就會無所不用其極將他描述為東部教會的暴君。


 五、克利索斯托遭受迫害和兩次放逐(403—438 A.D.)

亞歷山大裡亞大主教提奧菲盧斯在背後操控教會的陰謀活動，他是一個活動積極而又喜愛權術的高階教士，不斷誇耀自己巧取豪奪的豐碩成果。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不斷提高，使得亞歷山大裡亞在基督世界從排名第二降到第三，因而產生民族敵視情緒，在他與克利索斯托的爭吵中更形加劇。
[419]

 提奧菲盧斯受到皇后的私人邀請，在君士坦丁堡登岸時帶著一大批強健的埃及船員，要是遭遇到群眾的拒止可以壯大聲勢。還有一群主教追隨在旁，用來確保宗教會議獲得多數的表決。宗教會議
[420]

 在卡爾西頓郊區稱為橡樹園的地方舉行(403 A.D.)，魯菲努斯在此建造了一所莊嚴宏偉的教堂和修道院，議程一共進行了14天。一個主教和一個輔祭公開指控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提出47項無關緊要而且捕風捉影的反對意見，聽來像是立場公正而且無須辯駁的頌揚。會議接著四次指名召喚克利索斯托到會，他仍舊加以拒絕，認為自己要是落在勢不兩立的敵人手中，個人和名譽都無安全可言。於是提奧菲盧斯這批敵人，很機智地避開了具體的指控，轉而譴責他態度傲慢拒不服從教會的命令，很倉促地公開宣判免去他的職務。橡樹園會議立即咨文呈報皇帝，請求批准和執行他們的判決，同時暗示，這個膽大包天的傳教士曾經辱罵優多克西婭皇后是耶洗別，完全可以治以叛國罪。大主教不容辯駁罪狀就遭到逮捕，在一個皇家公差押解下穿過城市，經過很短的一段航程到達黑海入海口上岸，不過兩天工夫就被光榮召喚地回去。

君士坦丁堡的人民都忠於克利索斯托大主教，開始時只是對大主教的免職感到十分驚異，表示出沉默的抗議，突然之間全城一致爆發不可抗拒的狂怒。提奧菲盧斯趕快逃走，但是那群僧侶和埃及船員組成的烏合之眾，被毫無惻隱之心的民眾殺死在君士坦丁堡街頭。
[421]

 接著發生的一場地震說明天意，暴亂的人潮衝向皇宮的大門，皇后感到恐懼和悔恨，跪倒在阿爾卡狄烏斯腳前，承認只有恢復克利索斯托的職位，才能換取公眾的安寧。博斯普魯斯海峽佈滿數不盡的船隻，歐洲和亞洲的海岸到處張燈結綵，從港口一直到主座教堂，大主教在人民的勝利歡呼聲中凱旋。他不等另一次宗教會議行使職權，合法修正原來錯誤的判決，就很輕易地同意了恢復原來的職務。克利索斯托完全忽略了對手的實力，根本不在意懸在頭上的危險，還是任由宗教的熱情和憤怒的個性一意孤行，特別是對婦女的罪惡提出了嚴苛的控訴，幾乎等於是在聖索菲亞教堂裡對著皇后的雕像，宣告她那些褻瀆神明的作為。他那極為不謹的言行使敵人得以向優多克西婭報告，或是故意捏造著名講道辭的開頭一段話，讓個性倨傲的皇后大為光火：「希羅底又在發怒!希羅底又在跳舞!她又在要約翰的頭顱。」對於一個女人，同時是一個統治者的人來說，這根本不可能獲得她的饒恕。

皇后在很短一段時間內裝出一副休戰的態度，其實只是為了商議出最有效的辦法，使大主教在受盡羞辱後絕滅。人數眾多的東部高級教士代表大會在提奧菲盧斯的遙控之下，經過他的指使和授意，絲毫不能保持公正的立場，他們肯定了上次的判決完全合法有效。一支蠻族分遣部隊開進城市，用來鎮壓人民的反抗情緒。在復活節前夕的守夜大典中，莊嚴的洗禮被士兵的粗暴行為所中斷，赤身裸體的入教會眾感到羞怯而驚慌不已，基督教的神秘施洗儀式因外人的闖入而受到破壞。阿爾薩修斯佔領聖索菲亞教堂和大主教的寶座，正統基督徒只有撤退到君士坦丁堡幾個浴場，後來離開城市去到野外，仍然受到警衛、主教和官員的追捕和凌辱。在克利索斯托第二次也是最後遭到放逐的苦難日子(公元404年6月20日)，主座教堂、元老院大廳和鄰近的建築物燃起一場大火。一般人認為這場災難的發生，是受迫害的教派在絕望下的反抗行動，雖無實據卻有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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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若西塞羅自願放逐以維持共和國和平，一定會被認為功在社稷，
[423]

 但克利索斯托的降服，卻是身為基督徒和臣民無可規避的責任。心存報復之念的皇后不願接受他卑躬屈膝的請求，拒絕讓他到西濟庫斯或尼柯米底亞去定居，堅持要以小亞美尼亞遙遠而荒涼的庫庫蘇斯為放逐地。那個市鎮位於塔魯斯山區的一條山脊上，她暗地裡懷有惡毒的念頭，大主教在炎熱的夏季穿越小亞細亞幾個行省，一共有70天艱難而危險的行程，會遭到伊索裡亞人的攻擊。他們對僧侶抱著無法化解的仇恨，處於這種內外交迫的威脅下，必將置克利索斯托於死地。然而他最終還是安全到達了拘禁地點，在庫庫蘇斯和附近的阿拉比蘇斯度過了3年，這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燦爛的日子。他的品格因未居高位和受到迫害而被神化，人們不記得他在職時的缺失，異口同聲推崇他的才華和德行。整個基督教世界都用尊敬的眼光注視著塔魯斯山區那塊寂靜的沙漠。大主教受到不幸遭遇的刺激使得心靈更為活躍，在隔絕的環境與最遙遠的行省保持著嚴肅而密切的通信。
[424]

 對於分散在各地的會眾及忠實的追隨者，他教誨他們要堅持自己的信念，催促他們拆除腓尼基的廟宇，根絕塞浦路斯島的異端，擴展教區工作，向波斯和西徐亞傳播福音。經由他派出的使臣與羅馬教皇和霍諾留皇帝進行談判，從不公正的宗教會議大膽上訴，一直上訴到主張自由權利的全國大會所指定的最高審判法庭。

聲名顯赫的流犯仍保持獨立奔放的心靈，但被監禁的身體卻任由壓迫者報復。他們濫用阿爾卡狄烏斯的名義和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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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一道命令，立即要把克利索斯托從當地遷到皮提烏斯最遙遠的沙漠。他的守衛忠實執行無比殘酷的迫害，使得他還未抵達黑海的海岸，就在本都的科馬納去世，享年60歲(公元407年9月14日)。後代人士都承認他的清白無辜，讚許他的功業德行。東部的大主教為他們的前任過去曾與克利索斯托為敵而感到無比的羞愧。羅馬教皇下定決心恢復死者的名譽，陸續將這批人全部免去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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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過世30年以後(公元438年1月27日)，在君士坦丁堡教士和人民的懇求下，遺骨從偏僻的墓地被運送到帝國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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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奧多西二世前往卡爾西頓親自迎靈，以他有罪雙親阿爾卡狄烏斯和優多克西婭的名義，俯伏在棺木上懇求受害的聖徒給予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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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阿爾卡狄烏斯帝位傳承與普爾喀麗婭當政(408—453 A.D.)

然而我們心存疑問，阿爾卡狄烏斯是否把罪惡的污點遺傳給了他的繼承人。優多克西婭年輕貌美、放縱情慾而又看不上自己的丈夫。約翰伯爵與皇后有私，至少也是交往密切深獲信任，公眾都認為他才是狄奧多西二世真正的父親。阿爾卡狄烏斯是一個誠摯的丈夫，他把兒子的出世當成本人、家庭和東部帝國的頭等大事，認為會為他帶來幸福和榮耀，在皇子幼小的年紀就賜予其從無前例的殊榮，同時授予他愷撒和奧古斯都的頭銜。過了不到4年，綺年玉貌的優多克西婭因流產而被奪去性命，意外的死亡戳穿了一個神聖主教的預言。
[429]

 他在那舉世歡騰的日子大膽宣告有吉兆顯示，母親將要目睹光榮的兒子長遠和興旺的統治。正統基督徒大聲歡呼上天主持正義，報復克利索斯托無辜受害的冤仇。倨傲而貪婪的優多克西婭過世，可能只有皇帝一人感到悲傷欲絕，家庭的不幸對他的打擊更甚於東部的公眾災難。伊索裡亞的匪幫為害猖獗，從本都一直騷擾到巴勒斯坦，無法無天的打劫顯示出政府的軟弱。此外還有地震、火災、饑饉和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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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滿的民眾將這些都歸之於君王的無能。最後，就在阿爾卡狄烏斯31歲的盛年，在他統治(如果當得起這個用語的話)的第13年3個月又15天，他逝世於君士坦丁堡的皇宮(公元408年5月1日)。我們無法對他的一生蓋棺論定，因為在這樣一個史料極為豐富的時期，還是弄不清楚有哪一件大事確實是狄奧多西大帝之子所為。

歷史學家普羅科皮烏斯認為皇帝在迴光返照之際，內心倒是顯現出一絲人類的審慎或是天賜的睿智。阿爾卡狄烏斯考慮到兒子狄奧多西年甫七歲，未來的處境必然困難重重，年幼的君王內有危險的黨派傾軋，外有波斯國王耶茲德傑德虎視眈眈。阿爾卡狄烏斯雖然感到焦慮萬分，但並不想用分享最高權力的方式來誘使雄才大略的臣民對他那年幼的兒子永存忠誠之心，而是憑著膽識求助於氣度恢宏的波斯國王，與他簽訂了一份莊嚴的遺囑，把東部的權杖交到耶茲德傑德的手中監督。皇家衛隊以史無前例的忠誠接受並完成光榮使命，幼小的狄奧多西受到波斯的軍隊和御前會議的保護。普羅科皮烏斯敘述了此一奇特的史實，阿戈西阿斯對他的判斷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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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就常理而論，無法相信一個基督徒皇帝的頭腦會產生問題，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自己的兒子和統治權托付給毫無誠信可言的陌生人，何況還是帝國的敵人和不信上帝的異教徒。但是對於普羅科皮烏斯說法的真實性，從來沒有人表示異議和駁斥，只是覺得所幸沒有發生問題罷了。事隔150年後，此一政治問題在查士丁尼的宮廷引起爭辯。但是一個行事審慎的歷史學家，在沒有確定阿爾卡狄烏斯的遺囑是否真有其事之前，便不會去討論托付的行為是否適當，尤其是此一史實是世界歷史前所未有的事例，我們需要當代人士確切而一致的證言才能算數。這段極為新奇的事件到現在還讓我們感到可疑，必然會吸引當代人士的注意，然而他們普遍表示沉默，這樣看來並不是後代虛構的傳聞而已。

羅馬法學有關私有財產的原則，要是能適切轉用於公共事務的處理，那麼就可以判定，霍諾留皇帝應該擔任侄兒的法定監護人，至少要到他年滿14歲為止。但是霍諾留的軟弱和統治的災難，卻使他無法履行應盡的義務，而且這兩個王國在利害關係和雙方情感上，已經形成難以逾越的隔閡。拿君士坦丁堡來說，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寧願聽命於波斯朝廷，也比臣服於意大利宮廷要好得多。一個君王用富於男子氣概和獨斷能力的外表，來掩飾他的懦弱無能。在他統治下，那些一無是處的寵臣可以狐假虎威，暗中在皇宮裡控制帝國，他們用主子的名義發佈命令指揮順從的行省，即使這些行省瞧不起他們也沒有關係。然而擔任一個孩子的大臣，卻無法用皇家的名義來行事，必須讓自己獲得和行使獨立的權威。那些政府和軍隊的高級官員，都是在阿爾卡狄烏斯去世前獲得的任命，受到共和國自由權利理念的啟示，自然形成一種少數人壟斷的貴族政體。

東部帝國的政府所幸掌握在統領安特彌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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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408—415 A.D.)，他才能卓越，在同儕之中始終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年輕皇帝的安全證明了安特彌烏斯善盡職責又正直廉潔，憑著行事的審慎和行動的果敢，使得幼帝的統治始終保持著一定的實力和聲望。烏爾丁率領強大的蠻族部隊，佔據了色雷斯的要害地區，擺出傲慢的姿勢，拒絕雙方調停的條款。他指著升起的太陽對羅馬人的使臣宣佈，等這顆星球在天上運行的路徑到達盡頭，才會終止匈奴人的征服行動。那些同盟的部族棄烏爾丁而去，因為他們私下相信帝國大臣的慷慨和公正，迫得烏爾丁只有撤過多瑙河。擔任後衛的錫裡人部落幾乎全軍覆沒，成千的俘虜被分配到亞細亞的行省，擔任奴工從事農耕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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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享受凱旋式的榮譽，也增進了君士坦丁堡的防衛能力，新建了一道範圍更廣的城牆，以獲得雙重保護。伊利裡亞地區各城市為加強戒備，重新整建原有的碉堡工事。政府擬訂了一個高明的計劃，為確保能控制多瑙河，要用7年建立一支永久性艦隊，擁有250艘船隻。

羅馬人久已習慣君王的權威，皇室的一號人物，即使是婦女，只要表現出勇氣和能力，一樣可以登上狄奧多西二世空出的寶座。普爾喀麗婭是大他2歲的姐姐，16歲就獲得奧古斯塔的稱號。雖然她的即位稱帝流傳著篡奪和陰謀的說法，但仍繼續統治東部帝國近40年之久。整個期間包括她弟弟未成年的統治時期、他死後用她自己名義的統治時期，以及後來她的丈夫馬西安掛名的統治時期。普爾喀麗婭出於謹慎和宗教的動機，始終過著獨身生活，儘管有人污蔑她的貞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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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的決心影響到了她的妹妹阿爾卡迪亞和瑪麗娜，被基督教世界視為超凡入聖的虔誠行為而倍加讚揚。阿爾卡狄烏斯的三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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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著教士和民眾宣佈，決心用貞潔來侍奉上帝，還把莊嚴的誓詞鐫刻在嵌著寶石的金牌上，公開奉獻給君士坦丁堡大教堂。她們的宮殿成為修道院，除了那些忘卻男女之別的聖徒之外，所有的男士全部被審慎排除在神聖的門楣之外。

普爾喀麗婭和兩個姐妹，以及經過挑選為她們所喜愛的一些少女，組成一個宗教社區。她們拒絕華麗的衣著，飲食簡單而節儉，還經常因齋戒而禁餐，每天用部分時間刺繡，白晝和夜晚會花幾小時進行祈禱和唱讚美詩。女皇的熱忱和慷慨使基督徒童貞的虔誠倍增光彩，基督教教會史有詳盡的記載，敘述普爾喀麗婭拿出自己的錢財，在東部各行省修建宏偉的教堂，設立福利基金，救濟外來的流浪漢和窮苦民眾，贈送巨額捐款作為若干修道院的永久維護費用。同時她為壓制涅克塔裡烏斯和優迪克異端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諸如此類的美德理應受到上帝的恩寵，因而殉教者的遺骨和有關未來事件的信息，經由顯靈和啟示傳送給皇家的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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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爾喀麗婭虔誠的信仰對她全力從事世俗事務毫無影響，狄奧多西大帝的子孫當中，只有她繼承了果敢的精神和罕見的才能。她能文雅而熟練地運用希臘和拉丁兩種語文，處理公務時無論是口述還是書寫都能游刃有餘。她會深思熟慮權衡問題的輕重緩急，採取行動迅速而果決。當她不動聲色或不聲不響地推動政府的巨輪前進時，總是謹慎地把長治久安的統治，歸功於皇帝自己的能力。在她最後幾年的和平生活中，歐洲的確苦於阿提拉的武力蹂躪，但是亞洲面積廣大的行省仍舊享受太平無事的歲月。狄奧多西二世在他的統治時期從不需要對抗和懲處一個反叛的臣民。至於提到普爾喀麗婭的統治，我們無法對她的勇武大為讚許，卻要極力推崇她施政的溫和與繁榮。


 七、狄奧多西二世無為而治的行事作風(414—453 A.D.)

羅馬世界非常關心皇帝的教育，訂立了一套很高明的學習和訓練課程，軍事方面有騎術和箭術，文科方面要學習文法、修辭和哲學。東部一些才華很高的大師級人物，為著前途考量都希望收年輕的皇帝作為門生。有些貴族青年也被召進皇宮，運用友誼的切磋激起皇帝的學習興趣。普爾喀麗婭要獨自承擔起教導弟弟統治藝術的重要使命，但是引來很多閒言閒語，不是認為她無此能力，就是懷疑她別有用心。她教導狄奧多西二世要保持端莊和威嚴的神態，無論是行走、著袍、就座，都要展現一個偉大君王的風範，不要縱情大笑以免失態，不要居高位聽人談話，不要用失當的言辭回答，注意自己的表情要能做到時而嚴肅時而寧靜。總之，要使羅馬皇帝始終保持和藹和莊嚴的形象。但狄奧多西從未表現出這種擔當，無法負起高貴的名字所加之於他的職位和榮譽，竟然落到(要是無能也可以分出等級的話)連他軟弱的父親和叔父都不如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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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在受教育時，有父親在旁親自協助，加以照料和指點，可以用權威和榜樣加強教導的效果。

但是狄奧多西二世這位不幸的皇子，出生於帝王之家，根本聽不到真理的聲音。身為阿爾卡狄烏斯的兒子，命中注定在一群奴性的婦女和豎閹包圍下度過漫長的童年。他現在無須負起身居高位的基本職責，有很多空閒的時間用於無聊的娛樂和無益的閱讀。狩獵是唯一的積極活動，可以走出皇宮的限制範圍。但是他真正全力以赴的工作，就是研習畫家和雕刻家的手藝，甚至夜以繼日、樂此不疲。他用非常雅致的字體抄寫宗教典籍，使得羅馬皇帝得到書法家的稱譽。狄奧多西被一層無法穿透的帷幕隔絕於世，只能信任所喜愛的人，而這些人習慣遷就奉承，百般設法讓他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那些送給他簽名的公事無須他閱讀內容，有些不公正的法令與他的本性相違，也常常用他的名義頒行。皇帝的本性純潔、溫和、慷慨而又善良，但是這些特質唯有獲得勇氣的支持和謹慎的節制，才能稱之為德行，否則對人類而言不僅毫無益處，反而帶來莫大的災害。他的心靈受到皇家教育的摧殘，被可鄙的迷信所壓制和愚弄，要經常齋戒、唱讚美詩，盲目接受奇跡和教義，不斷培養對宗教的虔誠信仰。對於正統基督教會的聖徒，無論死去還是活著，狄奧多西都狂熱地崇拜。有一次他拒絕進食，因為一個無禮的僧侶宣稱要將君王逐出教會，直到這位僧侶認錯，願意治好他施予君王的精神傷害，狄奧多西才算不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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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優多西婭皇后悲歡離合的傳奇事跡(421—460 A.D.)

一個美麗而嫻淑的少女竟能以平民身份登上皇后的御座，這樣的軼聞要不是狄奧多西的婚姻可以證實，一定會被認為是不足採信的傳奇故事。著名的雅典娜斯
[439]

 在希臘的宗教和科學環境下，受到她的父親萊昂提烏斯的教育，當代人士對這位雅典的哲學家有很高的評價。他將世襲的財產平分給兩個兒子，留給女兒100金幣的少量遺產，很有信心地認為她的美貌和德行是最好的嫁奩。沒過多久，雅典娜斯的兩位兄弟出於嫉妒和貪婪，強迫她到君士坦丁堡去找尋庇護。她希望能獲得公正和賞識，就投身在普爾喀麗婭的腳下。賢明的公主傾聽她動人的訴求以後，私下決定要讓哲學家萊昂提烏斯的女兒，成為現已年滿20歲的東部皇帝的妻室。普爾喀麗婭詳細描述雅典娜斯可愛的容貌，很容易引起她弟弟的興趣：她長著大大的眼睛、勻稱的鼻子、白皙的皮膚、金色的長髮、苗條的體態、文雅的風度，學識豐富而善解人意，經歷逆境而有良好的修養德性。

狄奧多西躲在他姐姐房內的一道簾幕後面，親眼看見那位雅典處女，個性溫和的青年立即向她表明了自己純潔和高貴的愛情。於是在首都和行省人民的歡呼聲中，皇室的婚禮很快就隆重舉行。雅典娜斯很容易受到說服，承認信奉異教是錯誤的行為，接受基督教的洗禮獲得優多西婭的名字。生性謹慎的普爾喀麗婭等到狄奧多西的妻子生下一個女兒，證實她確有生育能力以後，才同意授予她奧古斯塔的稱號。她的女兒在15年以後嫁給西部的皇帝。優多西婭的兩個兄弟心懷恐懼奉召前來謁見，她已經原諒他們給她帶來好運的不厚道行為，現在更能表現出她作為姐妹的親情和虛榮，後來竟把他們提升到執政官和禁衛軍統領的高位。在奢華的皇宮，她依然培養自己那種使她飛上枝頭變鳳凰的樸實技藝，同時不著痕跡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增添宗教和她丈夫的榮耀。優多西婭把《舊約》前八篇及《但以理書》和《撒迦利亞書》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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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詩的體裁加以改寫，並保持原有的精義。她借用《荷馬史詩》那種聯句的方式，來讚美基督的生平和神跡，描述聖西普裡安的傳說以及歌頌狄奧多西在波斯戰爭中的勝利。她的作品在阿諛和迷信的時代受到百般稱讚，多少年來倒也沒被公正坦誠的學者專家一筆抹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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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對她的恩愛並沒有因長時間的朝夕相處而變得冷淡，優多西婭在女兒出嫁後，獲得皇帝同意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她用隆重的典禮表達她的感恩，並擺出浩蕩的隊伍通過東部帝國，有違基督徒謙卑的精神。她坐在鑲嵌著寶石的黃金寶座上，對安條克元老院發表精心撰擬的演說，聲稱她同意擴建城牆，同時賞賜200磅黃金整修公共浴場，接受感激的安條克市民為她塑造雕像。她用於耶路撒冷聖地的費用，包括施捨和慈善基金在內，超過了慷慨的海倫娜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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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庫雖因她的過度大方而感到拮据，她卻心滿意足地帶著聖彼得的鎖鏈、聖司提反的右臂以及一幅疑由聖路加所繪的聖母像回到君士坦丁堡。
[443]

 但這次朝聖卻帶來致命後果，終結了優多西婭的榮華富貴。她仍舊為空洞的排場而感到興奮，無意中忽略了對普爾喀麗婭應盡的義務，野心勃勃渴望統治東部帝國。宮廷因兩位女性不和而產生政爭，但狄奧多西的姐姐勢力強大，最後獲得了決定性勝利。御前大臣保利努斯遭到處決，東部禁衛軍統領居魯士遭到罷黜下台，讓公眾知道優多西婭的恩寵不足以保護最親信的朋友。英俊瀟灑的保利努斯更讓人在暗中相信謠言，說成為皇后的情人才是他最大的罪行。
[444]



等優多西婭知道皇帝對她的愛情已經消失，便要求退隱到遙遠又偏僻的耶路撒冷。她的請求獲得批准，但狄奧多西的妒恨和普爾喀麗婭的報復，仍在後面窮追猛打緊咬不放。內廷伯爵薩頓尼努斯奉命將她最親信的兩位幫兇處死，這兩位都是聖職人員，優多西婭立即殺死伯爵為他們報仇。她在這種可疑的情況下表現出狂暴情緒，也怪不得狄奧多西會對她如此殘酷。皇后陷入悲慘的困境，被剝奪所有榮譽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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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人看來，她是自取其辱。優多西婭有16年的餘生在放逐中度過，只能從虔誠的信仰中獲得安慰，等年華老去、狄奧多西死亡、獨生女兒被當成俘虜從羅馬帶到迦太基及受到巴勒斯坦聖僧社會的影響，這些在無形中使她全心奉獻宗教。歷經人生的窮通禍福和榮枯得失之後，哲學家萊昂提烏斯的女兒在耶路撒冷去世，享年67歲，彌留之際還在訴說不休，自稱一生清白，從未逾越友情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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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波斯戰爭的得失與亞美尼亞的滅亡(422—440 A.D.)

狄奧多西二世保持高雅脫俗的心靈，從未讓征服的野心和武功的聲譽激起他熱情的火花。只有與波斯的戰爭曾偶爾引起輕微的示警，其餘時候很少干擾到東部的寧靜，雖然這場戰爭的動機非常光明正大，讓人肅然起敬。身為狄奧多西的監護人，在波斯國王耶茲德傑德統治的最後一年，有位主教渴望成為殉教者，在蘇薩破壞了一座祆教的廟宇。這種宗教狂熱所帶來的剛愎行為使他的教友受到報復，祆教祭司實施殘酷的宗教迫害。耶茲德傑德偏執的宗教狂熱被兒子瓦拉尼斯或稱巴赫拉姆模仿，不久巴赫拉姆就接位登基。有些流亡的基督徒逃到羅馬的邊界，波斯人對羅馬當局提出毫不讓步的要求，結果遭到絕不通融的拒絕，而這種拒絕因為雙方貿易的爭執而使事態擴大，立刻就在敵對的王國之間燃起戰火(422 A.D.)。

充滿敵意的軍隊進駐在亞美尼亞的山區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平原，連續發生兩次軍事行動，卻都沒有產生決定性的戰果和重大影響。有些接戰打得難分難解，也有些城鎮遭到圍攻，雙方互有勝負，都沒有佔到便宜。羅馬人無法光復早已失去的尼西比斯，波斯人也被從一座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的城牆上擊退。在那場戰役中，一個深通軍事的主教採取英勇的行動，將他那發出雷鳴的機具用使徒聖多馬的名字來命名。然而這場光輝的勝利經由信差帕拉狄烏斯用難以置信的速度傳達，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中不斷被宣佈，接著就用節日和頌詞加以慶祝。當代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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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頌詞提到非常特別的傳奇故事，像是哥特人阿雷奧賓杜斯很驕傲地向波斯英雄挑戰，拿網把對手纏住再用劍殺死他；波斯人攻擊羅馬軍的營地，結果有1萬名王室侍衛陣亡；戰敗的驚恐迫使10萬名阿拉伯人或稱薩拉森人投身幼發拉底河，諸如此類的說法極不可信，也不會受到重視。

阿米達主教阿卡西烏斯慈善為懷，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沒有被人遺忘，他的名字至今仍舊受到尊敬，在聖歷上有紀念他的節日。他很大膽地宣稱，那些金銀製作的花瓶既不能食也不能飲，供奉給神是無用之物，於是慷慨的高級教士變賣阿米達教堂的金銀器具，從波斯人手裡贖回7000名戰俘，用親切的態度充分供應所需糧食，然後讓他們回到自己的故鄉，好向他們的國王報告，他的所作所為是發揮宗教真正的濟世精神。發生在戰爭期間的善舉可以減輕兩國的敵意，我相信阿卡西烏斯對恢復雙方的和平有極大的貢獻。在兩國邊境召開的會議上，羅馬的使臣想要擴大他們君王的勢力範圍，卻反而拉低了皇帝的個人品格。他們認真地規勸波斯人，阻止他們暫時的駐紮，以防止尚不知遠方戰事的皇帝大發雷霆。雙方正式達成了100年的休戰協定，雖然亞美尼亞的革命威脅到公眾的安寧，但是這個條約的基本精神還是受到君士坦丁和阿爾塔薛西斯繼承人的尊重，時間長達80年之久。

自從羅馬人和波斯人的軍隊在幼發拉底河岸首次遭遇以來，亞美尼亞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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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替受到實力強大的保護人加諸其身的壓迫。在歷史上發生了幾次重大的事件，影響到和平與戰爭的平衡，在前面已經提過。羅馬簽訂羞辱的條約，將亞美尼亞放棄給心懷大志的沙普爾，對雙方的實力進行權衡，波斯明顯佔有優勢。但是阿薩息斯的皇家後裔不甘心屈服於薩珊王朝，騷動的貴族極力主張他們有世襲的獨立權利，整個民族仍舊依附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君主。到了5世紀初葉，亞美尼亞因為不斷的戰爭和傾軋形成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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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使古老的王國突然滅亡。科斯羅伊斯成為波斯的附庸，統治著東部和大部分的國土；西部各行省承認阿薩息斯的管轄，但是最高主權掌握在阿爾卡狄烏斯皇帝手裡。等到阿薩息斯死後，羅馬人壓迫皇家的政府，要使昔日的盟友成為臣民，同時把軍事指揮權授予亞美尼亞邊境的伯爵。他為了鞏固自己所處的戰略地位，在靠近幼發拉底河的源頭一塊肥沃而高聳的地點，建造了狄奧多西波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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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新城，特別增強了防備的力量。在整個受到控制的西部區域，分由五位省長統治，為了顯示他們尊貴的地位，允許他們穿著金色和紫色的服飾。那些運道較差的貴族一方面為失去國王而悲傷歎息，另一方面為同儕被拔擢而羨慕嫉妒、氣憤不平，於是他們要與波斯宮廷談判，希望能獲得和平與寬恕，願意帶著他們的追隨者重返阿爾塔克薩塔的皇宮，承認科斯羅伊斯是合法的君主。

大約過了30年以後，阿爾塔西雷斯以科斯羅伊斯的侄兒的身份成為繼承人。亞美尼亞傲慢而貪婪的貴族心懷不滿而將他推翻，一致同意由波斯總督取代毫無價值的國王，同時很誠摯地懇求艾薩克大主教的認可。大主教的回答倒是可以代表大多數迷信民眾的意見，他譴責阿爾塔西雷斯確有其事而又無可推諉的惡行，明確宣佈會毫不猶豫地對國王提出控訴，但是一定要在基督徒皇帝的法庭上，因為皇帝會處罰這位罪人而不是將他毀滅。艾薩克繼續說道：

我們的國王荒淫無道，但是已受過純潔的洗禮。他愛好女色，但是不會尊敬火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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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為猥褻的舉動受到譴責，但是他還是一個正統基督徒。雖然他的行為罪大惡極，但是他的信仰虔誠純正。我絕不同意捨棄我的羔羊，任由狂暴的惡狼吞食。你們的決定過於草率，對不信基督者來說是偽善的德行，就一個信徒而言是無法饒恕的過失，所以你們應該幡然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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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訌的貴族被艾薩克的堅決態度所激怒，指控國王和大主教在暗中對羅馬皇帝保持忠誠之心。巴赫拉姆偏信一面之詞，親自宣佈定罪的判決，這些荒謬的貴族聽到後大為高興。阿薩息斯的後裔被廢除皇室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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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保有560年之久。
[454]

 阿爾塔西雷斯厄運當頭，原來的領地現被重新命名為佩爾薩爾美尼亞，被貶為波斯的一個行省。這種篡奪行為引起羅馬政府猜忌，但急劇的爭執很快平息，因為雙方在友善的氣氛下，將古老的亞美尼亞王國私下瓜分(420—440 A.D.)，雖然分贓不均，倒也沒有異議。奧古斯都對經由這種方式獲得的領土，一定會表示出鄙夷的神情，但對狄奧多西二世頹廢的帝國而言，這種成就是無上的光榮。


 譯名表

Avila　阿維拉

Abbe Guenee　蓋內神父

Abibas　阿比巴斯

Abundantius　阿布登提烏斯

Acacius　阿卡西烏斯

Acholius　埃科裡烏斯

Acilius　阿基裡烏斯

Adaoulphus　阿圖法斯

Adolphus　阿道法斯

Aedesius　埃德西烏斯

Aetius　埃提烏斯

Agathias　阿戈西阿斯

Agrippa　阿格裡帕

Ahab　亞哈

Alani　阿蘭人

Alaric　阿拉裡克

Alba　阿巴爾

Albinus　阿爾比努斯

Alecto　阿勒克托

Allobich　阿羅比克

Alps Maritimae　濱海阿爾卑斯

Amali　阿馬利人

Amasia　阿馬西阿

Ambrose　安布羅斯

Amida　阿米達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

Ammonius　阿摩尼奧斯

Amphilochius　安菲羅契烏斯

Anastasia　安娜斯塔西婭

Andragathius　安德拉蓋西烏斯

Anician　安尼西安

Anthemius　安特彌烏斯

Antiochus Sidetes　　安提奧庫斯·西德特斯

Antoninus Caracalla　卡拉卡拉

Apamea　阿帕美亞

Apis　神牛阿匹斯

Appian　阿庇安

Apulia　阿普裡亞

Arabissus　阿拉比蘇斯

Arbogastes　阿波加斯特斯

Arbuthnot John　阿巴斯諾特

Arcadia　阿爾卡迪亞

Arcadius　阿爾卡狄烏斯

Archelais　阿徹拉伊斯

Archimedes　阿基米德

Areobindus　阿雷奧賓杜斯

Argentarian　阿根塔裡亞

Armorica　阿摩尼卡

Arnobius the elder　阿諾比烏斯

Arsaces　阿薩息斯

Arsacius　阿爾薩修斯

Arsenius　阿爾瑟尼烏斯

Artasires　阿爾塔西雷斯

Artaxata　阿爾塔克薩塔

Arzeroum　阿爾澤隆姆

Ascarii　阿斯卡裡人

Ascolius　阿斯科利烏斯

Asterius　阿斯特裡烏斯

Ataulphus　阿道法斯

Athaulphus　阿特豪法斯

Athenais　雅典娜斯

Attalus　阿塔盧斯

Atticus　阿提庫斯

Attila　阿提拉

Audians　奧迪安

Augurs　鳥卜官

Augustin　奧古斯丁

Aurelian　奧勒良

Ausonius　奧索尼烏斯

Avernus　阿韋爾努斯

Avitus　阿維圖斯

Bacchus　酒神巴庫斯

backgammon　巴加門

Bacurius　巴庫裡烏斯

Bahram　巴赫拉姆

Baldus　巴爾達斯

Balti　巴爾蒂

Bargaeus　巴吉烏斯

Bargus　巴爾古斯

Baronius Caesar　巴羅尼烏斯

Barthius　巴爾修斯

Bartolus　巴爾托盧斯

Basilica　巴西裡卡

Basilius　巴西裡烏斯

Bassi　貝錫

Bathsheba　拔示巴

Bauto　保托

Bayle Pierre　貝爾

Beausobre Isaac de　博索布勒

Bede　比德

Benedict ⅩⅣ　本尼狄克特十四世

Benedictine　本篤會

Boetica　貝提卡

Bologna　波隆納

Boniface　卜尼法斯

Botheric　波特裡克

Bouquet　布凱

Bourbon　波旁

Brabant　布拉班特

Bracara　布拉卡拉

Bretagne　布列塔尼

Brotier Gabriel　布洛提爾

Bruttium　布魯提烏姆

Brutus　布魯圖斯

Burette　布裡特

Burnet Thomas　伯內特

Busentinus　布森提努斯河

Caernarvonshire　卡納芬夏

Caersegont　西塞哥

Caesarius　愷撒裡烏斯

Caius　蓋烏斯

Calabria　卡拉布裡亞

Callinicum　卡利尼庫姆

Camden William　卡姆登

Camillus　卡米盧斯

Caphargamala　卡法加馬拉

carrucoe　卡魯科

Carthagena　迦太基納

Castillans　卡斯蒂利亞人

Castricia　卡斯特裡西婭

Cato　加圖

Catrou　卡特洛

Cayeta　卡伊塔

Cedrenus　昔德雷努斯

Chardon　夏爾登

Charibdis　卡律布狄斯女妖

Chishull　契斯浩爾

Chosroes　科斯羅伊斯

Chrysostom　克利索斯托

Cicero Marcus Tullius　西塞羅

Cimmeria　辛梅利安

Cingolani　秦戈拉尼

Cinna　秦納

Claudian　克勞狄安

Claudius Rutilius Numatianus　克勞狄烏斯·魯提利烏斯·努馬提阿努斯

Cleopatra　克莉奧帕特拉

Clovis　克洛維

Codrus　科德魯斯

Colmar　科爾馬

Cologne　科隆

Colonna　科隆納

Comana　科馬納

Comitia Centuriata　百人連大會

Comitia Trubuta　公民大會

Commodus　康茂德

Consentia　康森提亞

Constans　君士坦斯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烏斯

Corduba　科杜巴

Cucusus　庫庫蘇斯

Cynegius　西內吉烏斯

Cyril　西裡爾

Cyrrhus　西拉斯

Cyrus　居魯士

D』nville　丹維爾

Dacier　《達西爾》

Dagobert　達戈伯特

Daimatia　達爾馬提亞

Damascius　達馬西烏斯

Damasus　達馬蘇斯

Damophilus　達摩菲盧斯

Daniel　但以理

Dardanus　達爾達努斯

de Thou　德·索

Decius　德西烏斯

Delphi　德爾斐

Delphidius　德爾斐狄斯

Demetrias　德米特裡阿斯

Diocaesarea　狄奧愷撒裡亞

Diodorus Siculus　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

Dodona　多多納

Domninus　多尼努斯

Domus　豪華住房

ducats　達克特

Dupin Louis Ellies　迪潘

Edessa　埃德薩

Edobic　伊多比克

Elagabalus　埃拉伽巴路斯

Elusa　伊盧薩

Emerita　伊梅裡塔

Epiphanius　埃皮法尼烏斯

Epirus　伊庇魯斯

Epulos　神膳官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謨斯

Esquiline　埃斯奎林山

Etruria　伊特魯裡亞

Euchrocia　優克洛西婭

Eudda　優達

Eudocia　優多西婭

Eudoxia　優多克西婭

Eudoxus　優多克蘇斯

Eugenius　尤金尼烏斯

Eugraphia　優格拉菲婭

Eunapius　歐納庇烏斯

Eunomians　優諾米烏斯

Eunomius　優諾米烏斯

Eurymedon　尤里米頓河

Eusebius　歐西比烏斯

Eutropius　優特羅皮烏斯

Eutyches　優迪克

Evagrius Ponticus　埃瓦格裡烏斯

Fabunius　法布尼烏斯

Falernian　法勒尼安

Faustus　福斯圖斯

First Germany　第一日耳曼行省

Flaccilla　弗拉西拉

Flamens　主祭司

Flavian　弗拉維

Fravitta　弗拉維塔

Freculphus　弗裡庫爾普斯

Frigidus　弗裡基杜斯河

Gainas　蓋納斯

Galla　蓋拉

Gallicia　加利西亞

Gallipoli　加利波利

Gamaliel　迦瑪列

Garonne　加龍河

Gascony　加斯科尼

Gaudentius　高登提烏斯

Gennerid　根涅裡德

Gerontius　吉隆提烏斯

Gervasius　熱爾瓦修斯

Gesta Francorum　《法蘭克人言行錄》

Goar　戈亞爾

Godefroy Jacques　戈德弗羅伊

Goguet　戈吉

Goretz　哥瑞茲

Gracchi　格拉古

Gratian　格拉提安

Gray　格雷

Gregory Naziazen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

Guntiarius　甘提阿里烏斯

Hannibal　漢尼拔

Heineccius　海尼修斯

Helena　海倫娜

Hellebicus　赫勒比庫斯

Heraclian　赫拉克利亞安

Herodias　希羅底

Heron　赫倫

Hierocles　希爾羅克亞斯

Hilarius　希拉裡烏斯

Hippo　希波城

Honorians　霍諾留幫

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賀拉斯

Hume David　休謨

Hymenael　許門

Iconium　伊康民姆

Idatius　埃達提烏斯

Igilium　伊吉利烏姆

Ingenuus　英格努烏斯

Innocent　英諾森

Insuloe　公寓

Ionia　《愛奧尼亞》

Isaac　艾薩克

Isauria　伊索裡亞

Isidore　伊希多爾

Isis　伊西斯

Issac Vossius　伊薩克·福修斯

Ithacius　伊薩西烏斯

Jeremiah　耶利米

Jerome Eusebius Hieronymus　傑羅姆

Jezabel　耶洗別

Jezdegerd　耶茲德傑德

Jezreel　耶斯列

Joannites　聖約翰修會

Job　約伯

John Malala　約翰·瑪拉拉

John the Baptist　施洗者約翰

Jornandes　喬南德斯

Josiah　約西亞

Jovinus　喬維努斯

Jovius　約維烏斯

Julian　朱利安

Julius Firmicus Maternus　尤利烏斯·菲爾米庫斯·馬提努斯

Jupiter　朱庇特

Justina　賈斯蒂娜

Justinian　查士丁尼

Juvenal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尤維納爾

King of the Sacrifices　最高神祇官

Lactantius　拉克坦提烏斯

Laeta　萊塔

Lardner Nathaniel　拉德納

Lateran　拉特蘭

Latinus Pacatus　拉提努斯·帕卡圖斯

Latronian　拉特洛尼安

Le Clerc Jean　勒·克拉克

Leo　利奧

Leontius　昂提烏斯

Libanius,　利巴尼烏斯

Liburnians　黎本裡亞人

Liguria　利古裡亞

Lipari　利帕裡島

Lipsius　利普西烏斯

Lisonzo　利松佐河

Liternum　利特努姆莊園

Lucian　呂西安

Lucrine　盧克林湖

Lucullus　盧庫盧斯

Lugdunensis　盧格杜尼西斯

Lugdunum　盧格杜勒姆

Lupercals　魯柏卡斯兄弟會

Lusitania　琉息太尼亞

Luxor　盧克索

Lycopolis　呂科波裡斯

Lyonnese　里昂尼斯

Lyons　萊昂

Macedonians　馬其頓

Macedonius　馬其頓尼烏斯

Macrobius　馬科羅皮烏斯

Maeander　邁安德河

Maesia　梅西亞

Mallius Theodorus　馬利烏斯·狄奧多魯斯

Mantua　曼圖亞

Marc Antony　馬可·安東尼

Marca　馬卡

Marcellinus　馬塞利努斯

Marcellus　馬塞盧斯

Marcian　馬西安

Marcomir　馬爾科米爾

Marcus Maecius Maemmius Furius Balburius Caecilianus Placidus　馬可·馬修斯·馬米烏斯·福裡烏斯·巴爾布裡烏斯·凱西利阿努斯·普拉西達斯

Maremme　瑪雷米

Mariana Juan　馬里安納

Marina　瑪麗娜

Marius Maximus　馬裡烏斯·馬克西穆斯

Marius　馬略

Mars　馬爾斯

Marsa　馬莎

Marsyas　馬斯亞斯河

Martial　馬修

Maternus　馬特努斯

Maximus　馬克西穆斯

Megaera　墨該拉

Melas　梅拉斯河

Mellobaudes　梅洛包德斯

Mentz　門茲

Mercellina　馬塞利娜

Merida　梅裡達

Mesrobes　梅斯洛比斯

Messance　梅桑斯

Messina　墨西拿海峽

Metamorphoses　《變形記》

Meuse　默茲河

Middleton Conyers　米德頓

Minorca　梅諾卡

Missorium　米索裡姆

Mithra　密特拉

Monte Nuovo　蒙特·努奧伏奧湖

Montfaucon Bernard de　蒙福孔

Moses of Chorene　摩西

Mucius Scaevola　穆基烏斯·斯凱沃拉

Narbonensis　納博訥

Nazianzus　納濟安祖斯

Nectarius　涅克塔裡烏斯

Nicephorus　尼西福魯斯

Nicodemus　尼科迪默斯

Ninus　尼努斯

Nola　諾拉

Noricum　諾裡庫姆

Novem Populi 諾文姆·波普利

Numa　努馬

Numidia　努米底亞

Oasis　奧埃西斯

Octavia　屋大維婭

Old Castile　舊卡斯提爾

Olympius　奧林庇烏斯

Olypias　奧林匹婭斯

Orosius Paulus　奧羅修斯

Osiris　奧西裡斯

Ostian　奧斯蒂亞

Otriculum　奧特裡庫盧姆

Ovid　奧維德

Pacatus　帕卡圖斯

Pacuvius　帕庫維烏斯

Pagi Antoine　帕吉

Pagonius　帕貢尼烏斯

Palatine　帕拉丁山

Palladius　帕拉狄烏斯

Palus Maeotis　帕拉斯·梅奧蒂斯

Pamphylia　潘諾尼亞

Parsees　帕西人

Paschal　帕斯卡爾

Patrae　帕特雷

Patroclus　帕特洛克拉斯

Paulinus　保利努斯

Paullini　保利尼

Pelagian　佩拉吉安

Pelusium　佩魯西烏姆

Pergamus　帕加馬

Persarmenia　佩爾薩爾美尼亞

Petronius Arbiter Gaius　彼得洛尼烏斯

Phalaris　法拉裡斯

Pharamond　法拉蒙德

Philippi　腓力比

Philostorgius　菲羅斯托傑斯

Phocaea　福西亞

Phocis　福基斯

Photius　佛提烏

Picenum　皮瑟努姆

Pissumena　皮蘇美娜

Pityus　皮提烏斯

Placidia　普拉西狄亞

Pliny the Elder Plinius Secundus　普林尼

Plutarch　普魯塔克

Polybius　波利比阿

Pompeianus　龐培阿努斯

Pompey　龐培

Pontiffs　大祭司

Porphyry　波菲利

Portian　波提安

Porto　達波爾圖

Potamius　波塔米烏斯

Priscillian　普裡西利安

Priscus　普裡斯庫斯

Proba　普羅巴

Procopius　普羅科皮烏斯

Prosper　《普洛斯帕編年史》

Prosper of Aquitaine　普洛斯帕

Protasius　普羅塔休斯

Prudentius Clemens Aurelius, 普魯登提烏斯

Ptolemy Claudius Ptolemaeus　托勒密

Pulcheria　普爾喀麗婭

Puteoli　普提奧利

quadrans　誇德拉(羅馬銅幣)

Quartodecimans　十四日

Quindecemvirs　神諭官

Quintilian　昆體良

Quirinal　基裡那爾山

Quirinus　基林努斯

Racine Jean Baptiste　拉辛

Reburrus　雷布魯斯

Rhegium　雷吉烏姆海峽

Richelieu　黎塞留

Rufinus　魯菲努斯

Salarian　薩拉裡亞

Salians　薩利人

Sallust　薩路斯特

Sallust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薩路斯特

Salvian of Marseilles　薩爾維安

Samnium　桑尼烏姆

Samuel　撒母耳

Sapor　沙普爾

Sarus　薩魯斯

Sasima　薩西瑪

Saturninus　薩頓尼努斯

Scaliger　斯卡裡傑

Scheld　斯海耳德河

Scilly　錫利

Scylla　斯庫拉

Scyrri　錫裡人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

Second Aquitaine　第二阿基坦行省

Second Germany　第二日耳曼行省

Seleucia　塞琉西亞

Selgae　塞爾吉

Semiramis　塞米拉米斯

Serapion　塞拉皮昂

Serapis　塞拉皮斯

Serena　塞妮娜

Severus　塞維魯

Seville　塞維爾

Sidon　西頓

Sidonians　西頓王

Sidonius Sollius Modestus Apollinaris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

Singeric　辛吉裡克

Singidunum　辛吉杜努姆

Sinope　錫諾普

Siscia　錫斯西亞

Sisenand　西森南德

Slingi　斯林吉人

Smyrna　西麥拿

Socrates Scholasticus　蘇格拉底

Sontius　松提烏斯河

Sophronius　索弗洛尼烏斯

Sozomen　索佐曼

Spoleto　斯波萊托

St.Andrew　聖安德烈

St.Chrysostom　聖克利索斯托

St.Faelix　聖費利克斯

St.Januarius　聖賈紐埃裡烏斯

St.Susanna　聖蘇珊娜教堂

St.Thyrsus　聖泰爾蘇斯教堂

St.Timothy　聖提摩太

St.Ursula　聖烏爾蘇拉

St.Basil　聖巴西爾

St.Denys　聖丹尼斯教堂

St.Gervase　聖熱爾瓦修斯

St.Gregory　聖格列高利

St.Luke　聖路加

St.Melania　聖墨拉尼阿

St.Polycarp　聖波利卡普

Stephen　司提反

Stilicho　斯提利科

Suevi　蘇維匯人

Suidas　蘇伊達斯

Sulpicius Severus　蘇比西烏斯·塞維魯

Syagrius　塞阿格裡烏斯

Sybilline　西比萊

Syene　賽伊尼

Sylla　蘇拉

Symmachus　敘馬庫斯

Syracuse　敘古拉

Tarentum　他林敦

Tarragona　塔拉戈納

Tarrasius　塔拉西烏斯

Tertullian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　德爾圖良

Tesserarian　特瑟拉裡安

Thebais　蒂巴伊斯

Themoe　色摩

Theodoret　狄奧多里特

Theodosiopolis　狄奧多西波裡斯

Theophilus　提奧菲盧斯

Thyatira　提阿提拉

Tillmont Louis-Sebastien Le Nain de　蒂爾蒙特

Timasius　提馬西烏斯

Timesius　提米西烏斯

Torismond　托裡斯蒙德

Tours　圖爾主教

Toxandria　托克薩德裡亞

Tribigild　特裡比基爾德

trictrac　古雙陸棋

Truli　特魯利

Turnus　圖盧茲

Tyana　提亞納

Uldin　烏爾丁

Ulphilas　烏爾菲拉斯

Upper Egypt　上埃及

Uriah　烏利亞

Usher　厄捨

Valarsaces　瓦拉薩息斯

Valens　瓦倫斯

Vallio　瓦利奧

Valois　瓦羅亞

Varanes　瓦拉尼斯

Vegetius Renatus, Flavius　維格提烏斯

Venetia　威尼提亞

Vestals　灶神處女

Victor　小維克托

Vienna　維埃那

Viennensis　維尼西斯

Vigilantius　維吉蘭提烏斯

Vipao　維寶河

Virgil　維吉爾

Vitruvius　維特魯維烏斯

Vosius Gerardus Joannus　赫拉德·福西厄斯

Wallia　瓦利阿

Warburton William　沃伯頓

Wolves　狼城

Xerxes　薛西斯

Zachariah　《撒迦利亞書》

Zephyrius　澤菲萊努斯時代

Zonaras　佐納拉斯

Zoroaster　瑣羅亞斯德

Zosimus　佐西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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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個人成長


多年以來，千千萬萬有經驗的讀者，都會定期查看熊貓君家的最新書目，挑選滿足自己成長需求的新書。

讀客圖書以「激發個人成長」為使命，在以下三個方面為您精選優質圖書：


1、精神成長


熊貓君家精彩絕倫的小說文庫和人文類圖書，幫助你成為永遠充滿夢想、勇氣和愛的人!


2、知識結構成長


熊貓君家的歷史類、社科類圖書，幫助你瞭解從宇宙誕生、文明演變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長


熊貓君家的經管類、家教類圖書，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減少人生中的煩惱。

每一本讀客圖書都輕鬆好讀，精彩絕倫，充滿無窮閱讀樂趣!


認準讀客熊貓


讀客所有圖書，在書脊、腰封、封底和前後勒口都有「讀客熊貓
 」標誌。


兩步幫你快速找到讀客圖書



1、找讀客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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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讀客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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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瓦倫提尼安將格拉提安的教育托付給奧索尼烏斯負責後，就很少注意兒子的宗教問題。奧索尼烏斯自稱異教徒，作詩很有名氣，顯示出那個時代的品位低俗。


[2]
 　奧索尼烏斯不斷被擢升至重要職位，他曾出任意大利禁衛軍統領(377 A.D.)、高盧禁衛軍統領(378A.D.)，接著被授予執政官頭銜(379A.D.)。他用卑躬屈膝而又冗長乏味的奉承詩文來表示感激之意，這之中有一些有價值的作品也被留存至今。


[3]
 　安布羅斯(339—397A.D.，聖徒及米蘭大主教)為了教導君主，撰寫三位一體信仰的神學論文。蒂爾蒙特(1637—1698A.D.，法國教會歷史學家)把格拉提安頒布偏執又不寬容的宗教法令，當作這位大主教的功勞。


[4]
 　阿米阿努斯(4世紀羅馬軍人和歷史學家)和小維克托承認格拉提安的功業，在指責的同時，也惋惜他的格調日趨墮落，因此他被拿來與康茂德相提並論，他們認為他可免於「血腥兇手」的惡名。菲羅斯托傑斯(368—433A.D.，拜占庭史學家)和戈德弗羅伊(1587—1652A.D.，歷史學家和法學家)也為之緩頰，認為他不至於與尼祿同日而語。


[5]
 　佐西穆斯和小維克托都把發生動亂的原因，歸於格拉提安偏愛阿蘭人，引起羅馬軍隊的不滿。


[6]
 　傑羅姆(347—419A.D.，聖徒、翻譯家和修道院院長)在佩拉吉安教義的論戰中，說出發人深省的名句：「不列顛行省是培養暴君的溫床」，這使得參加爭辯的本地學者都感到很不是滋味。


[7]
 　海倫娜是優達的女兒，其禮拜堂仍存於西塞哥，即現今的卡納芬。有見識的讀者對於諸如此類威爾士的證據不會感到滿意。


[8]
 　卡姆登(1551—1623A.D.，英國史家)說馬克西穆斯是不列顛的總督。這位研究英國古文物先驅的意見被後代子孫深信無疑。帕卡圖斯和佐西穆斯努力要防止此種錯誤，我採用他們兩人的決定性證據。


[9]
 　蘇比西烏斯·塞維魯(363—420A.D.，早期基督教修道士)和奧羅修斯(4世紀神學家和史學家)都認同馬克西穆斯的清白和功勳。但奇怪的是，佐西穆斯作為格拉提安的死對頭沒有幫他說話。


[10]
 　厄捨大主教費了很多心血搜集不列顛和歐洲大陸的傳說。這次大遷移包括3萬名士兵和10萬名平民，後來這些人定居在布列塔尼。遷移途中，早已指定的新娘，包括聖烏爾蘇拉在內，有1.1萬名貴族和6萬名平民的處女，航線錯誤在科隆登陸，全遭匈奴人殘酷謀害。


[11]
 　佐西穆斯將格拉提安死亡的地點，從高盧的盧格杜勒姆搬到梅西亞的辛吉杜努姆。編年史中可以找到暗示，索佐曼(公元5世紀拜占庭律師和歷史學家)和蘇格拉底(380—450A.D.，拜占庭教會歷史學家)的作品中有一些不實記載。安布羅斯提出最可信的證言。


[12]
 　帕卡圖斯表揚梅洛包德斯的忠貞行為，而《普洛斯帕編年史》提到他的反叛是格拉提安被弒的主要原因，安布羅斯在有機會為他辯白時，只譴責他殺死格拉提安忠心的侍從瓦利奧。


[13]
 　我們可以不接受佐西穆斯讓人反感的懷疑態度，但不能否認他們簽訂和平條約。狄奧多西的朋友一定會忘掉這件事，或者盡量避免提及。


[14]
 　米蘭大主教是神的代言人，提到自己的門生格拉提安在天堂有崇高的地位。


[15]
 　埃科裡烏斯又名阿斯科利烏斯，與安布羅斯建立友誼且受到推崇而享譽當時。安布羅斯說他是「忠義志士」，後來又讚許他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之間奔波，完全以國事和大局為重，絲毫沒有替自己打算的意圖。


[16]
 　蒂爾蒙特對「土裡土氣的主教」和「名不見經傳的小城」這種用語不以為然；我只能說，無論是安菲羅契烏斯還是伊康民姆，對羅馬帝國而言都無關緊要。


[17]
 　這40年的計算是從歐西比烏斯強行當選開始，他抓住機會從尼科米底亞主教跳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寶座。


[18]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第三十三篇講辭討論這方面的問題，說實在的，內容大同小異，有的地方更好笑。但是我發現這幾段話裡的用詞，倒不必出於學者之口才會正確無誤。


[19]
 　可以參閱格列高利·納齊安贊第三十二篇講辭，寫成1800句抑揚格的詩篇敘述他的平生事跡。然而每一個醫生對治好的痼疾，總要誇大病情的嚴重。


[20]
 　除非把格列高利·納齊安讚的年齡弄錯了30年，否則他跟巴西爾都出生於公元329年。蘇伊達斯(11世紀拜占庭辭典學家)的荒謬編年史之所以被接受，是要讓格列高利的父親免受牽連，因為他怎能在出任主教後，還生得出兒子。


[21]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描繪出薩西瑪荒涼的景象，在安東尼烏斯的旅行指南上，定出準確位置，離阿徹拉伊斯是49英里，離提亞納是32英里。


[22]
 　納濟安祖斯的名聲因格列高利而不朽，但是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把他的家鄉稱為狄奧愷撒裡亞；普林尼(1世紀羅馬博物學家，著有《自然史》)、托勒密(2世紀希臘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和數學家，建立托勒密體系，著有《天文學大全》)和希爾羅克亞斯都曾提及，位於伊索裡亞的邊境。


[23]
 　[譯注]耶洗別是西頓王之女，以色列王亞哈之妻，她殺了耶和華的先知，受到神的指責：「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別的肉。」


[24]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在講辭裡對他大加讚揚，但是等到他們發生爭執以後，馬克西穆斯把名字改為赫倫，我認為對這種難以理解的私人恩怨不必著墨太多。


[25]
 　格列高利像做白日夢一樣，陶醉在成功的自滿之中，然而從他與聖傑羅姆親切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傳道者瞭解受到大眾鼓掌歡呼的真正價值。


[26]
 　蘇格拉底和索佐曼提到達摩菲盧斯傳播福音的言行，並沒有表示絲毫讚許之意。蘇格拉底說他很難抗拒權勢的誘惑，只要有利可圖就很容易屈服。


[27]
 　君士坦丁堡主教為了後代子孫，把驚人的徵兆都記載下來。11月一個濃雲密佈的早晨，主教的行列進入教堂時，太陽穿破雲層發出耀目的光芒。


[28]
 　在三個教會歷史學家中，只有狄奧多里特提到沙普爾的重要使命，蒂爾蒙特很有見地，把時間從格拉提安在位移到狄奧多西統治。


[29]
 　雖然菲羅斯托傑斯談到達摩菲盧斯被驅出君士坦丁堡，但我並未借重他的說法。優諾米烏斯派的歷史學家，會用正統教會的篩子把材料小心地過濾一遍(也就是菲羅斯托傑斯的說法完全是正統教會的意見)。


[30]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在君士坦丁堡為了駁斥阿里烏斯派、優諾米烏斯派和馬其頓派的邪說，發表多篇神學講道辭。勒·克拉克(1657—1736A.D.，亞美尼亞學者)經整理編成一份內容充實的摘要，裡面提到馬其頓派尊奉聖父和聖子，聖靈沒有包括在內。他們大可把三位一體論稱為善惡二元論。格列高利信奉三神論，就他的看法，天上的君王類似井然有序的貴族體制。


[31]
 　君士坦丁堡舉行第一次宗教大會，目前還是在梵蒂岡贏得勝利，但是教皇始終猶豫不決，有時會躊躇不前，這種態度使謙卑的蒂爾蒙特感到困擾。


[32]
 　在米利提烏斯去世之前，他的下屬有6到8個最具聲望的神職人員要離職，其中包括弗拉維亞在內，他為了獲得和平，願意放棄安條克主教的職位。蒂爾蒙特認為他基於職責不應相信有這件事，但是他供稱弗拉維亞一生的言行，有很多情節看起來有違克利索斯托的稱譽，好像他的作為也不符聖徒的要求。


[33]
 　第十四篇、第二十七篇和第三十二篇講辭，分別在格列高利一生志業中不同階段宣佈。在最後這篇講辭的結語中，他用莊嚴的態度告別世人和天使、城市和皇帝、東部和西部，言辭令人傷感，表現出崇高的情操。


[34]
 　我只能說那是格列高利·納齊安讚的本性，還沒被宗教狂熱訓練得冷酷無情，燃起迫害的火焰。但他退隱後，勸誡涅克塔裡烏斯要舉發君士坦丁堡的異端教派。


[35]
 　[編者注]破門罪是教會的懲罰措施，教會開除教徒教籍、廢黜教徒和放逐教徒的處罰律令。


[36]
 　他們的復活節就像猶太人的逾越節，是春分後那個月份的第十四日，非常頑強地反對羅馬教會和尼西亞教條的規定，把復活節固定在禮拜天。


[37]
 　拉德納(1684—1768A.D.，英國新教徒神學家)運用淵博的學識、良好的判斷力和溫和的態度，戮力從事這個案例的研究。蒂爾蒙特只把那些神職人員的污物耙攏在一起，真是一個有用的清道夫。


[38]
 　主教(在舊卡斯提爾)的歲入現在合2萬達克特(歐洲通用的金幣或銀幣)，因此很難產生新異端的始作俑者。


[39]
 　他們之中有一個被送到不列顛北部荒涼的島嶼，有點像古老的錫利礁巖那種惡劣的狀況。


[40]
 　對於奧古斯丁(354—430A.D.，天主教在北非希波教區的主教、哲學家和神學家)和利奧教皇引人反感的誹謗，蒂爾蒙特囫圇吞下，拉德納鼓起男子漢勇氣加以拒絕，難免讓人聯想，懷疑他會欣賞古老的諾斯替教派。


[41]
 　蘇比西烏斯在《神聖歷史》和《馬丁傳》中保持謹慎小心的態度，但他在《對話錄》裡就比較敢表達自己；不過馬丁受到良心和一個天使的譴責，以後再施用奇跡就沒有那麼容易。


[42]
 　正統教會的長老和異教徒演說家，基於義憤同聲斥責伊薩西烏斯的行為和作風。


[43]
 　在《馬丁傳》和《對話錄》裡提到馬丁的奇跡，包含的內容很適合生性粗魯的蠻族，外表看來倒也沒有背離奧古斯丁時代的模式。照說他所表達的判斷力和品位應該前後一致，令人感到驚異的是，怎麼會產生那樣強烈的對比。


[44]
 　保利努斯輔祭為聖安布羅斯作傳，文字簡短而且內容膚淺，優點是引用原始的證據；蒂爾蒙特和本篤會的編者，用一貫勤奮的工作精神，寫出更出色的傳記。


[45]
 　安布羅斯經由派出的使節所獲知的狀況，對皇帝提供非常生動而有用的資料。


[46]
 　一項具有重大紀念意義的教會古老文件，可以顯示出安布羅斯的原則和言行，那是他寫給他妹妹馬塞利娜的兩封信、呈給瓦倫提尼安皇帝的請願書，還有他的講道辭。


[47]
 　[譯注]這幾位女士都是《聖經》的知名人物：夏娃慫恿亞當吃智慧之樹的果子，使人類墮落，參閱《舊約全書·創世紀》第三章；約伯的妻子勸約伯要拋棄耶和華，參閱《舊約全書·約伯記》第二章；耶洗別是以色列亞哈王的妻子，大建崇拜異教神的廟宇，殺害上帝的先知，參閱《舊約全書·列王記》注；希羅底是希律的妻子，用前夫的女兒來誘惑希律，要砍下施洗者約翰的頭顱，參閱《新約全書·馬可福音》第六章。


[48]
 　意大利和高盧很多教堂供奉不知姓名的殉教者，看來聖熱爾瓦修斯比起他的同伴要幸運得多。


[49]
 　盲人的名字叫塞維魯，他觸摸到聖袍就恢復視覺，以後奉獻餘生(至少有25年之久)用來服務教會。要是不能證明對遺骨的崇拜，如同對尼西亞信條一樣有效，我倒願意將這個奇跡推薦給神職人員。


[50]
 　雖然普洛斯帕、索佐曼和狄奧多里特全都證實此事，但是蒂爾蒙特偏袒狄奧多西的調停，對馬克西穆斯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


[51]
 　佐西穆斯提到瓦倫提尼安的逃走，以及狄奧多西愛上他的姐姐。蒂爾蒙特故意炮製很多證據，好隱瞞狄奧多西的第二次婚姻，不僅立場不堅定而且說辭含混不清。


[52]
 　拉提努斯·帕卡圖斯是高盧土著，在羅馬發表這篇演說(388A.D.)，後來成為阿非利加的總督，好友奧托尼烏斯讚譽他是僅次於維吉爾的詩人。


[53]
 　[譯注]公元前87年至前81年羅馬發生內戰，是馬略和蘇拉的對抗引發的。先是馬略從阿非利加率軍進入羅馬，與秦納屠殺元老院派人員；次年馬略死亡，蘇拉從東方揮師回朝，擊敗平民派，頒布「公敵宣告名單」，處死民黨5000人。


[54]
 　[譯注]布魯圖斯(85B.C.—42B.C.)是羅馬政治家，為愷撒情婦之子，先依附龐培，敗亡後幸得赦免，力主維護共和體制，聚眾暗殺愷撒於元老院，逃往希臘，在腓力比會戰被安東尼擊敗後自殺。


[55]
 　佐西穆斯的偏頗之詞不僅坦率而且甚有見地，他提到狄奧多西的怠惰和奮發，變幻無常交替出現，並不是缺失，反而是個性的特色。


[56]
 　基督徒和異教徒全都認為安條克的叛亂是受到魔鬼的煽動，有巨無霸似的女人手裡拿著鞭子招搖過市，還有位老人變成青年，接著再變成男孩。


[57]
 　佐西穆斯在一篇記載不實的短文裡，以為將利巴尼烏斯送到君士坦丁堡，而他在演講裡提到利巴尼烏斯人在安條克。


[58]
 　利巴尼烏斯(314—393A.D.，安條克詭辯家和修辭學家)公開宣稱，在目前的統治狀況下，要說害怕大屠殺不僅沒有根據，也是很荒謬的事，何況發生事故時皇帝本人並不在場；照這位說話動人的奴隸的說法，要是皇帝在場就會批准使全市血流成河的行動。


[59]
 　拉奧狄凱亞位於海邊，離安條克65英里之處，這座塞琉西亞境內無法自主的城市，竟敢出面為他們講情，安條克人大為惱怒。


[60]
 　暴亂發生在復活節的節慶期間，這個日子是隨著年份而變化，所以先要決定是哪一年。蒂爾蒙特和蒙福孔(1655—1741A.D.，學者)經過用心的查證，認為是公元387年。


[61]
 　克利索斯托主張發揮勇氣面對困難，不能像犬儒學派人士那樣怯懦，出事就趕快逃走，何況不會產生多大的危險。


[62]
 　安布羅斯的講道辭對於耶利米的手杖、一棵杏樹和一個婦女為耶穌洗腳塗油，都有很奇特的諷喻，但在總結時一定會說清楚，帶有鮮明的個人風格。


[63]
 　安布羅斯用委婉的語氣提出辯駁，但是嚴詞申斥步兵和騎兵將領提米西烏斯，竟敢說卡利尼庫姆的僧侶應該懲罰。


[64]
 　然而過了5年以後，狄奧多西失去在靈性生活上指導他的人，開始寬恕猶太人，對於摧毀會堂的事件公開提出指責。


[65]
 　《安布羅斯書信集》是題材高貴的悲慘史詩，安布羅斯的行為應比寫作更為出色才對。他的作品缺乏顯明的風格和個人的才華，較之德爾圖良(155—220A.D.，基督教早期神學家和護教者)的活力激昂、拉克坦提烏斯(240—320A.D.，基督教辯護家)的文雅華麗、傑羅姆的幽默機智、奧古斯丁的滂沛氣勢而言，他都相形見絀。


[66]
 　[譯注]以色列國王大衛與將領烏利亞的妻子拔示巴發生姦情，讓她有了身孕，大衛就使出計謀讓烏利亞中伏死亡，然後娶拔示巴為妻，參閱《舊約全書·撒母耳記下》第十一章。


[67]
 　按照聖巴西爾的贖罪戒律，蓄意殺人要當4年的悔罪者，5年的聽道者，7年趴伏在地的悔改者，再加上4年站立的悔改者。我有《聖巴西爾教規書信集》的原本和譯本。


[68]
 　年輕的皇帝在款待賓客時，自己仍然禁食，拒絕接見一個綺年貌美的女伶。當他下令殺掉豢養的野獸，菲羅斯托傑斯很不厚道地指責他喜愛殘酷的消遣活動。


[69]
 　戈德弗羅伊費心搜集瓦倫提尼安二世去世的有關情節，當代的作者不是說法紛紜就是全無所悉，足證他遭秘密處決。


[70]
 　安布羅斯被迫要採取謹慎的態度說話，盡量使用曖昧含糊的語氣，然而他比局外人士甚至其他神職人員的作為，更要大膽得多。


[71]
 　夏爾登為聖安布羅斯辯白，說他想盡辦法要舉行絕不可免的施洗儀式，使出全力來調解矛盾與駁斥。


[72]
 　克勞狄安用詩表達對尤金尼烏斯的藐視，尤金尼烏斯雖自稱信奉基督教，但他在當文法教師時，私下仍皈依異教信仰，好與佐西穆斯保持友誼。


[73]
 　佐西穆斯曾提過這位使臣，但他在敘述這件謀叛案時，被另外的事故轉移了注意力。


[74]
 　佐西穆斯後來談到蓋拉死於難產，暗示她的丈夫雖然當時悲慟欲絕，但很快就遺忘了過去的恩愛。


[75]
 　[譯注]德爾斐是希臘中部福基斯的城市，有著名的阿波羅神廟，古希臘各城邦凡遇軍國大事均來此求取神諭；多多納是希臘西北部伊庇魯斯的城市，宙斯神廟位於此地，神諭非常靈驗。


[76]
 　[譯注]上埃及的古老都城底比斯的附近地區稱為蒂巴伊斯，現在這座城市叫盧克索。


[77]
 　克勞狄安提及宦官的旅行，他用極為不齒的態度，嘲笑埃及人的美夢成空以及尼羅河的神諭失效。


[78]
 　佐西穆斯和蘇格拉底的著作裡都有記載，說是阿拉裡克吹噓早年對抗羅馬人的功勞，然而他的自負並不能證明大多數皇帝都會逃跑。


[79]
 　弗裡基杜斯河是條小溪流，但是名氣很大，現在叫維寶河。流經哥瑞茲這片鄉野，在阿奎萊亞的上方離亞得裡亞海不到幾英里的地方，注入松提烏斯河，也稱利松佐河。


[80]
 　克勞狄安寫詩的才氣真是無可匹敵：潔白的雪地染成一片猩紅，淒冷的溪流變得煙霧瀰漫。河道堆滿著屍首堵塞不通，鮮血四處流溢使河水高漲。


[81]
 　狄奧多里特非常肯定地表示，在聖約翰和聖菲利普的扶持之下，皇帝在馬背上時而清醒時而沉睡；這是使徒的武士制度中頭一次出現的例子，以後在西班牙和十字軍中都非常普遍。


[82]
 　蘇格拉底把狄奧多西所患的疾病歸於戰爭的勞累。菲羅斯托傑斯認為是生活怠惰和縱情酒色的影響，佛提烏(820—891A.D.，君士坦丁堡教會長老和歷史學家)批評菲羅斯托傑斯是信口雌黃的說謊者。


[83]
 　從維格提烏斯(4世紀羅馬軍事家)所提及的接踵而至的災難來看，我們只有相信，瓦倫提尼安王朝最後一任毫無光榮事跡可言的皇帝，竟然也算是英雄人物。


[84]
 　安布羅斯對於約西亞摧毀偶像崇拜的宗教狂熱，表示稱許並且四處加以讚揚。尤利烏斯·菲爾米庫斯·馬提努斯就同樣題材所發表的言論，虔誠到喪失人性的程度。


[85]
 　貝爾(1674—1760A.D.，哲學家和知識分子)認為這種偏執的法律非常正當，只限於耶和華對猶太人在塵世的統治，他的用心值得嘉許。


[86]
 　這種神秘或想像的表徵產生很多的傳奇和臆測。


[87]
 　[譯注]朱庇特、馬爾斯和基林努斯是羅馬古老的三聯神，其中朱庇特是最高的統治者，馬爾斯是戰神，而基林努斯與三種穀物的祭典有關。全部的祭典由三位大燃火祭司負責，擔任祭司有很多禁忌要遵守。


[88]
 　[譯注]羅馬人的公開祭典由很多封閉性的宗教團體或祭司族負責，各有特定的宗教儀式，像是薩利人祭司團要擔任馬爾斯和基林努斯的「舞者」，每當國家有戰爭或和平此類大事時，在公開舉行的祭典中祀福表演；魯柏卡斯兄弟會在每年2月15日的逐狼節中，辦理各種遊行和除祟活動。


[89]
 　西塞羅(103B.C.—43B.C.，羅馬政治家、演說家和哲學家)很坦誠但間接地承認，鳥卜官是他最期盼獲得的職位。普林尼為自己能夠得到西塞羅曾經擔任的職位而感到驕傲。無論從歷史的記載還是留下的雕像中，都可以看到傳統信仰的香火不斷。


[90]
 　這座雕像是從他林敦運到羅馬的，愷撒將它放置在朱麗亞議事廳。奧古斯都用埃及帶回的戰利品，將它裝飾得富麗堂皇。


[91]
 　直到君士坦丁當政，市政登記冊仍找不到一所基督教教堂夠資格列名在城市的建築物之內；安布羅斯譴責羅馬引起公眾反感，信徒的所見、所聽和所聞都受到偶像崇拜者的觸犯。


[92]
 　安布羅斯一再強調元老院的基督徒佔多數，這種說法根本違背常理。


[93]
 　第一次向格拉提安請願(382A.D.)，結果君主拒絕接見；第二次是瓦倫提尼安二世(384A.D.)，敘馬庫斯和安布羅斯當著君王的面發生爭辯；第三次是狄奧多西(388A.D.)；第四次是瓦倫提尼安二世(392A.D.)。


[94]
 　敘馬庫斯自己曾擔任過政府和宗教的各種顯要職務，所以認為皇帝具有「祭司長」和「首席元老」這兩種身份。


[95]
 　普魯登提烏斯(348—405A.D.，羅馬詩人和基督徒)這樣說過，要是有那麼一個人，就連挖泥也用黃金和象牙做的工具，即使是聖徒，哪怕是喜歡爭論的聖徒，遇到這種敵手也會禮讓三分。


[96]
 　可以參閱敘馬庫斯作品第十卷的第五十四封信函。他的十卷《書信集》完全模仿小普林尼的形式和風格，就他友人的說法，絢麗的文體有如八寶樓台甚或超越先賢。但是敘馬庫斯除了講究修辭的體裁，內容極為貧瘠，可說一無是處。從他那嘮叨而又冗長的書信中，我們無法瞭解事情的真相，也感覺不到他誠摯的情懷。


[97]
 　可參閱安布羅斯《書信集》第二卷第五十七和第五十八兩封信函，前面的部分是提出簡短警告，後面是答覆敘馬庫斯的請願書，若稱為「訴狀」也未嘗不可。普魯登提烏斯在這位議員還在世時(404A.D.)，寫出兩本書來嚴詞駁斥，也套用安布羅斯的觀念，有的地方用「敘事詩」的體裁來表達，若這也算詩作，那可太過冗贅了。真正令人感到奇怪之處，是孟德斯鳩竟然忽略了敘馬庫斯那兩位知名的敵手，對於奧羅修斯、聖奧古斯丁和薩爾維安(390—483A.D.，神學家)所提不著邊際的辯駁，倒是下了一番功夫去詳細評述。


[98]
 　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廟被毀，羅馬的其餘廟宇被破壞，使得傑羅姆大喜欲狂。


[99]
 　利巴尼烏斯指控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禁止用犧牲祭神。東部皇帝也許只在局部地區發佈了命令，至於全部範圍內的命令，法典並沒有提到，而教會史則給出了證據，兩者相互矛盾。


[100]
 　荷馬時代的殺牲獻祭，並沒有檢視內臟以卜吉凶的習慣。托斯卡納人最早設置占卜官，後來被希臘人和羅馬人征服。


[101]
 　狄奧多西希望保留埃德薩的這所廟宇作為公用設施，但不久此地就成為一堆瓦礫，當然這種事也有令人可以相信的地方。


[102]
 　聖徒有次把一場普通的喪禮當成偶像崇拜的隊伍(就像堂·吉訶德一樣)，然後很不智地施行了一次奇跡。


[103]
 　利巴尼烏斯咒罵這些穿黑衣服的傢伙，說這些個基督教的僧侶，他們吃東西的胃口可以跟大象相比。可憐的大象!它們都是溫馴的動物。


[104]
 　這座廟宇已經關閉一段時間，入口的通道都長滿荊棘。


[105]
 　在教皇卜尼法斯四世手裡完成奉獻，我不知道當時怎麼會出現這樣有利的環境，萬神殿在狄奧多西統治以後，又保存了200多年。


[106]
 　索弗洛尼烏斯寫出一部與當代狀況脫節的歷史，但是可以供應很多史料給蘇格拉底、狄奧多里特和魯菲努斯；其中魯菲努斯正好事發前後在亞歷山大裡亞，是最原始的目擊證人，他的記載應該信得過。


[107]
 　赫拉德·福西厄斯(1577—1649A.D.，古典學者、評論家、語言學家和神學家)竭盡所能支持祖先這種怪異的概念，約瑟族長在埃及受到崇敬，就像神牛阿匹斯和神祇塞拉皮斯一樣。


[108]
 　希臘人在埃及各地遊歷，也不知道有新的神祇。


[109]
 　這是活生生的事實，可以證明他的外國人血統。


[110]
 　只有在羅馬，伊西斯和塞拉皮斯才被放在同一個廟宇裡享用香火。至於在各行省，皇后的地位高過夫君，所以藐視無法平起平坐的配偶，把他視為來自本都的陌生人。在埃及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下，都是女性佔有優勢的地位。在普魯塔克(希臘人，1世紀羅馬傳記作家和哲學家)所寫的文章裡，可看到伊西斯和奧西裡斯就是處於這種位階，所說的奧西裡斯等同於塞拉皮斯。


[111]
 　托勒密古老的圖書館全毀於愷撒的亞歷山大裡亞戰役，馬可·安東尼把帕加馬的收藏(大約有20萬卷)全部送給克莉奧帕特拉，構成亞歷山大裡亞新圖書館的基礎。


[112]
 　利巴尼烏斯說話不夠謹慎，侮慢的評述激怒了身為基督徒的主子。


[113]
 　馬塞利努斯說是公元389年，普洛斯帕(390—463A.D.，聖徒，法國歷史學家)說是公元391年，蒂爾蒙特同意前者的時間，而帕吉(1624—1695A.D.，希臘編年史家)贊成後者的說法。


[114]
 　提奧菲盧斯所處的立場非常曖昧，他的朋友傑羅姆說他是一個聖徒，而他的仇人克利索斯托說他是一個魔鬼。一般而言，大多數的看法對他不利。


[115]
 　拉德納從蘇伊達斯那兒引用一段很美妙的文章，也可能引自達馬西烏斯，其中提到虔誠而聖潔的奧林庇烏斯，並沒有把他當成武士，而是視為先知。


[116]
 　歐納庇烏斯(345—420A.D.，希臘修辭學家和歷史地理家)在安東尼烏斯和埃德西烏斯的傳記裡，詛咒提奧菲盧斯褻瀆神聖的掠奪行為。蒂爾蒙特引用佩魯西烏姆的伊希多爾所寫的一封信，指責總主教是喜愛黃金的偶像崇拜者，全身發出金幣的銅臭味。


[117]
 　《宗教改革史》提出很多例證，說明信仰的行為經過突然的改變以後，對原來的迷信會產生不屑一顧的心理。


[118]
 　我支持文中所提出的數據，測量河水氾濫的標準從希羅多德時代以來就沒有變過，一直都是使用肘尺。埃及的肘尺相當於英制的22英吋。


[119]
 　利巴尼烏斯用溫和而隱約的詞句提出辯解的理由，從最早的年代開始，這種飲宴活動為整個國家帶來活力和生氣，正是酒神的飲宴才會創造出雅典的劇院。


[120]
 　霍諾留對鄉村的飲宴活動採取寬容的態度(399A.D.)，但過了9年以後，他發現要重申前令，強調要遵守詔書的禁令。


[121]
 　奧古斯丁知道異教徒的心態，就用侮辱的言辭指責他們是膽小鬼。


[122]
 　利巴尼烏斯提到像這種偶然的服從，不過是像唱戲那樣裝出偽君子的姿態而已，他並沒有責備的意思。


[123]
 　利巴尼烏斯建議宗教迫害詔書的形式，應該像狄奧多西所制定的，看起來像是開一個很輕浮的玩笑，但實質是一場危險的試驗，有些君主也許會採用他的意見。


[124]
 　[譯注]奧維德在公元7年發表最偉大的作品《變形記》，將古典世界所有的神話體系全部容納在一起，從創造世界到奉祀愷撒為神，組成一個龐大無比的宗教架構。


[125]
 　狄奧多西這樣抬舉一個人，使利巴尼烏斯感到極為驕傲，皇帝說有人覲見時竟敢向朱庇特發誓，然而這種覲見只有修辭學家一個在場。


[126]
 　佐西穆斯稱自己是財務伯爵和前律師，用偏袒而猥褻的言辭咒罵基督教的君主，甚至對統治者的父親也不放過。他的作品在私下流傳，可以逃過教會歷史學家的抨擊，直到6世紀末葉的伊法格裡烏斯為止，都沒有人找他的麻煩。


[127]
 　然而阿非利加的異教徒抱怨，那個時代並不容許他們獲得像《上帝之城》所宣示的自由，就是聖奧古斯丁也無法否認這項指控。


[128]
 　西班牙的摩爾人在宗教裁判所的暴虐統治下，秘密保持伊斯蘭教信仰達一個世紀之久，特別是用阿拉伯語來誦讀《古蘭經》。


[129]
 　蓋烏斯是羅馬長老，生活在澤菲萊努斯時代(202—219A.D.)，是這種迷信行為最早的證人。


[130]
 　我感謝能引用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在公元1750年為天主教大赦年寫的牧函。


[131]
 　傑羅姆為這次聖徒遺體的遷移，找到目擊證人，教會歷史學家都忽略此事，亞加亞的教士在信函中提到聖安德烈在帕特雷的激情演出，巴羅尼烏斯(1538—1607A.D.，意大利樞機主教)希望能相信此事，蒂爾蒙特受到壓力只有否認，但聖安德烈還是成為君士坦丁堡在精神和信仰上的奠基者。


[132]
 　[譯注]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先知和士師，奉神意旨立掃羅為王，時間在公元前11世紀左右，這是「君權神授」之始，參閱《舊約全書·撒母耳記》。


[133]
 　傑羅姆用非常炫耀的態度，敘述撒母耳遺體的遷移，當時的編年史都有記載。


[134]
 　維吉蘭提烏斯是當時的新教徒，堅定地反對僧侶、遺物、聖徒和齋戒這些迷信的行為，但是沒有發生效用。傑羅姆把他比擬為九頭龍、地獄狗和人馬怪，認為他是魔鬼的代言人。只要深入研究聖傑羅姆和維吉蘭提烏斯的論戰，以及聖奧古斯丁對聖聖司提反奇跡的記錄，很快就可以大概瞭解宗教先驅人物的信仰。


[135]
 　博索布勒(1659—1738A.D.，神學和史學家)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西麥拿教士的虔誠行為，他們仔細地保存著殉教者聖波利卡普的遺骸。


[136]
 　圖爾的馬丁從死者的口裡逼問出這段供詞，這種錯誤倒是順理成章的事，能夠被揭發出來完全要靠奇跡，不知這兩種狀況哪種更常發生？


[137]
 　呂西安最早的記載是用希臘文撰寫，經阿維圖斯翻譯成拉丁文由巴羅尼烏斯發表，本篤會的聖奧古斯丁編成兩個版本，書中字句有的地方並不相同(是在他完成《上帝之城》以後)，且內容有很多謬誤之處，主要是證據薄弱而且前後矛盾。後來蒂爾蒙特修飾和刪改了這個傳奇最無法令人相信的地方。


[138]
 　[譯注]司提反是耶路撒冷教會的執事，在猶太會堂辯述基督教義，遭亂石擊斃，成為基督教第一個殉教士。


[139]
 　那不勒斯每年都要液化出來聖司提反一小瓶鮮血，等到他的地位為聖賈紐埃裡烏斯所取代，這種奇跡才停止發生。


[140]
 　奧古斯丁花了13年(413—426A.D.)寫成22卷的巨著《上帝之城》，豐富的知識來自他人的學術，爭論的觀點出於自己的主張，但是整部作品的構思宏偉、雄辯有力而且技巧純熟，博得舉世讚譽。


[141]
 　弗裡庫爾普斯保存了一則高盧或西班牙的成語：「誰要是說他清楚聖司提反所有的奇跡，那他是在說謊。」


[142]
 　伯內特(1635—1715A.D.，英國沙特修道院院長)搜集宗教先驅人物的意見，他們確認人類靈魂在長眠或休息之中，直到最後審判日才醒轉過來。他後來表示，若人類的靈魂獲得生動而有感覺的存在，會造成很多不便。


[143]
 　聖司提反的遺骸在梅諾卡，不到8天工夫使540個猶太人改變信仰。實在說，幫助他們改宗的是嚴酷行動，像是燒燬猶太會堂，把固執的猶太教徒趕到山區活活餓死。


[144]
 　休謨(1711—1776A.D.，英國哲學家和史學家，是著名的不可知論者)像一個哲學家，他提到了多神論和基督教一神論的自然流動，並且認為其會產生逆流。


[145]
 　依據德爾圖良、拉克坦提烏斯和阿諾比烏斯(公元4世紀基督教辯護家)的諄諄教誨，要求教徒的禮拜活動不僅要純潔，而且屬於精神的領域，所以才會反對異教徒的儀式，甚至就是對猶太教的祭典也抱著不以為然的態度。


[146]
 　摩尼教徒福斯圖斯指責天主教的偶像崇拜。博索布勒是個新教徒也是哲學家，他直率且引經據典地提到，基督教徒的偶像崇拜是在4和5世紀被引進。


[147]
 　迷信行為的類似性根本無須假冒和倣傚，從日本到墨西哥，不同地區的迷信表現出極高的相似性。沃伯頓(1698—1779A.D.，格洛斯特主教、學者和辯論家)抓住這個觀念，加以扭曲後，認為其放諸四海皆准。


[148]
 　提到模仿異教的行為，米德頓(1683—1750A.D.，英國神學辯護家)從羅馬來信欣表同意。沃伯頓的譴責使他只有將兩個宗教的歷史連接起來，證明基督教的抄本非常古老。


[149]
 　阿勒克托([譯注]希臘復仇三女神之一的「不安」女神)見到人民過著幸福的生活而產生妒恨的心理，召開地獄的宗教會議。墨該拉([譯注]希臘復仇三女神之一的「忌恨」女神)推薦她的門徒魯菲努斯與會，鼓勵他要立下為害人世的功勳。看來克勞狄安的憤怒不同於維吉爾，有如圖盧茲的性格之不同於魯菲努斯。


[150]
 　馬卡雖以他這位老鄉為恥，但魯菲努斯生於伊盧薩，是諾文姆·波普利的首府，現在是一個小村落，名叫加斯科尼。


[151]
 　佐西穆斯敘述塔提安和其子垮台的始末，認為他們清白無辜遭到冤屈，甚至仇敵指控他們對元老院大廈進行的鎮壓行動，也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那是子虛烏有之事。然而塔提安與阿里烏斯派的關係密切，過去曾任埃及的行政長官(373A.D.)，所以蒂爾蒙特認定他罪大惡極。


[152]
 　孟德斯鳩讚許狄奧多西制定的一封詔書，狄奧多西派人送給統領魯菲努斯，勸阻他不要用叛國或褻瀆神聖的字眼進行宗教迫害行動。暴虐的成文法足以證明暴政的存在，但是一份值得頌揚的詔書，可能包含君王或大臣未必為真的表白及虛有其表的意願。因此，最讓人生氣的事，恐怕正是這種以莫須有之罪將人定罪的教規。


[153]
 　佐西穆斯推崇法蘭克人保托的勇氣、謹慎和正直。


[154]
 　阿爾瑟尼烏斯從君士坦丁堡皇宮逃脫後，在埃及修道院度過55年堅忍的苦修生活。


[155]
 　由此可知古老的許門儀式在東部的基督徒中流行，並不算是偶像崇拜。新娘裝出被迫離開父母的樣子，像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去丈夫家中。我們的婚姻在形式上要求公眾認定新娘是羞澀的處女，所以才有這些不近情理的舉動。


[156]
 　[譯注]偉大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是馬其頓人傳說中的遠祖，亞歷山大進軍抵達伊利亞時，就到阿喀琉斯的墓上獻花圈，對他萬分羨慕，因荷馬用《伊利亞特》寫出他一生傲人的事跡，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參閱《亞歷山大遠征記》第一卷。


[157]
 　斯提利科一直是克勞狄安寫詩的主要題材，無論是直截了當描述或刻意掩飾以陪襯，當這位英雄人物首次出任執政官時，年輕時代的形象就在他的詩中隱約出現。


[158]
 　克勞狄安寫出一首並不出色的詩，用奉承的筆調生動描繪塞妮娜的美麗容貌。她是狄奧多西最寵愛的侄女，和她的姐妹塞曼提婭出生在西班牙，年紀很小時就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皇宮，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


[159]
 　有些人可能懷疑，狄奧多西收養她是否合法，或者僅是說說而已，但是一件古老的銘文上有斯提利科很獨特的頭銜，「封神的狄奧多西之女的丈夫」。


[160]
 　克勞狄安在獻詩題名上，通常加上「內廷伯爵」官銜。斯提利科即使升到最高的地位，都很審慎地保有這個重要的職位。


[161]
 　克勞狄安的華麗詩篇洋溢著光輝的才氣，對斯提利科只是錦上添花而已，但是佐西穆斯勉為其難的稱頌，更能肯定斯提利科(運用軍事的統治手段)的正直。


[162]
 　[譯注]在特洛伊戰爭中，英勇善戰的阿喀琉斯與統帥阿伽門農發生爭執，憤而退出戰場，結果好友帕特洛克拉斯被特洛伊皇子赫克托耳殺死，阿喀琉斯要為友報仇，再度出擊大肆屠殺特洛伊人馬，赫克托耳應戰終於不敵陣亡。


[163]
 　羅馬法律的「未成年」區分為兩種，期限是14歲和25歲，一種是本人需要受監護人的照料，另一種是財產需要受托付人或法定監護人的管理。但是對被選出的君主而言，這種法律的觀念並沒有轉用過來形成一種制度。


[164]
 　可以參閱克勞狄安的詩篇，但是斯提利科從米蘭到萊登(位於荷蘭)的來回行程，要限定在15天之內。


[165]
 　不僅是逝世皇帝的袍服和冠冕，就是頭盔、劍柄、劍帶、胸甲也都鑲著極為貴重的珍珠、翡翠和鑽石。


[166]
 　克勞狄安像一個解剖者，用冷酷且不帶感情的手法分析魯菲努斯。佐西穆斯和傑羅姆也曾如法炮製。


[167]
 　異教徒佐西穆斯提及他們在教堂的庇護和後來的朝聖，魯菲努斯的姐妹西瓦尼婭餘生在耶路撒冷度過，在修道院的歷史中享有大名。(1)這位勤勉求知終身未婚的處女，精讀奧利金、格列高利和巴西爾對《聖經》的註釋，總計有500萬行之多；(2)她在80歲時曾自負地提到，這些年來她從未洗過手、臉和身體的任何部分，只除了手指尖以外，因為要領聖體(麵餅)。


[168]
 　新任的大臣還是免不了貪婪的行為，盡量要把前任的財產據為己有，這樣做是為了保障未來的安全。


[169]
 　克勞狄安像是在誇大吉爾多的惡行，但是他那摩爾人的身世、聲名狼藉的行為和聖奧古斯丁的指控，證明詩人的抨擊確有幾分道理。巴羅尼烏斯對阿非利加的叛亂事件，運用各種技巧進行深入的研究。


[170]
 　馬西澤爾已屆中年，他在羅馬軍隊服務，反對他哥哥菲爾穆斯(373A.D.)，已是25年前的事。克勞狄安非常瞭解米蘭宮廷，他很明白之所以選擇馬西澤爾不在於他的功勳，而是他受到冤屈要報仇。摩爾人戰爭不值得霍諾留御駕親征，也不用斯提利科出馬。


[171]
 　訓練的方式已經改變，所以軍隊的編組也使用不同的名稱，不完全是過去的軍團、支隊和連隊這幾個固定的稱呼而已。


[172]
 　奧羅修斯有資格對此兵力數字表示懷疑，同時與佐西穆斯提到的狀況也不盡吻合。


[173]
 　克勞狄安曾提及戈爾戈納島上有個宗教瘋子。對這種褻瀆神聖的稱呼，魯提裡烏斯及其同謀被註釋家巴爾修斯稱為「島上瘋子」。蒂爾蒙特心平氣和談到此事，他認為多疑的詩人對人的讚譽等同譴責。


[174]
 　《吉爾多之戰》第一卷寫到此結束，克勞狄安其餘的詩都已散失，所以大軍在阿非利加那個地方登陸，以及以後的狀況如何，我們都無從得知。


[175]
 　奧羅修斯應該留下記錄，否則只有克勞狄安大肆宣揚吉爾多的傲慢無禮，以及各種蠻族隊伍的強大戰力。


[176]
 　聖安布羅斯已經過世一年，但是在幻景中顯示出勝利的時間和地點，後來馬西澤爾向保利努斯提到他在夢中所出現的狀況。保利努斯是聖徒中最早的傳記作家，我們可以很容易從奧羅修斯那裡得知此事。


[177]
 　佐西穆斯認為發生了激烈的戰鬥，但是奧羅修斯的敘述掩蓋真實的情況，把一切都歸之於奇跡。


[178]
 　塔布拉卡位於兩個希波城之間，奧羅修斯把這裡當成一個會戰的地點，但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所發生的狀況，也無法定出精確的位置。


[179]
 　克勞狄安敘述吉爾多之死，後來被佐西穆斯和奧羅修斯翻譯出來。


[180]
 　克勞狄安描述審判的過程，對於能夠恢復古老的制度讚譽不絕。


[181]
 　狄奧多西和其子所有的勝利，斯提利科自認全部參與而且可以分享榮譽，特別提到阿非利加的光復，完全是他運籌帷幄之功。


[182]
 　佐西穆斯的敘述過於粗糙而簡潔，我必須用緩和的筆調修改，真是使人難以置信。奧羅修斯責備獲得勝利的將領，違反聖所庇護的權利。


[183]
 　我採用當時一般人對霍諾留的看法。希臘歷史學家提到奇特而極不可能的故事，我一概不加理會。


[184]
 　狄奧多西、克勞狄安的經驗教訓，就一個偉大和自由的民族而言，可以為未來的君王創建美好的制度。這是霍諾留和他那墮落的臣民無法辦到的事。


[185]
 　阿爾提努斯主教希利奧多魯斯失去侄兒尼波提安極為悲傷，他的朋友傑羅姆為了安慰他，就把那個時代發生的公私災難摘要做成一份記錄，讓他知道這種不幸很難避免。


[186]
 　巴爾蒂這個著名的氏族在法蘭西一直非常興旺，特別是在哥特人行省塞普提馬尼亞(或稱朗格多克)。這個名稱經過訛傳變成保烏，這個家族有一個分支以後定居在那不勒斯王國，保烏領主在靠近阿爾勒附近，有79個附屬村鎮，全部不受普羅旺斯伯爵管轄。


[187]
 　佐西穆斯讓我們知道征服雅典的狀況，但克勞狄安的暗示和隱喻有若黑夜的明燈。


[188]
 　[譯注]公元前408年，波斯國王薛西斯率18萬大軍入侵希臘，陸上防守以溫泉關隘道為重點，斯巴達國王列昂尼達斯及所屬300御林軍，全部激戰陣亡。波斯軍隊進逼雅典，終於在薩拉米斯會戰和普拉蒂亞會戰中敗北，從此開始希臘雄霸天下的局面。


[189]
 　為了遵從傑羅姆和克勞狄安的本意，我在佐西穆斯比較保留的陳述中加上淒慘的色彩，因為他想把雅典遭受的災難盡量低調處理。


[190]
 　一個年輕的俘虜在科林斯被毀時，隨口用拉丁話讀出荷馬有名的詩句，馬米烏斯聽到後流下眼淚，證明這位粗暴的征服者，不僅有欣賞的品位，也有仁慈的心地，雖然他不一定知道這首詩的來源出處。


[191]
 　荷馬經常敘述女性俘虜秉持極為難得的容忍態度，對於殺害自己父親和丈夫的兇手，竟會曲意侍候百般奉承。拉辛(1639—1699A.D.，法國劇作家和詩人)用細膩的手法觸及這種激情的表現和轉變。


[192]
 　普魯塔克用拉科尼亞方言記載，說是皮洛斯率領2.5萬步兵和2000騎兵，及24頭大象，攻打斯巴達；萊喀古士為了守備這個沒有城牆的城市，就向對方說出這段話，這已經是斯巴達開始衰落的後期階段。


[193]
 　[譯注]伊吉斯是天神宙斯所持的防盾和雅典娜所穿的胸甲，有神奇莫測的威力。


[194]
 　歐納庇烏斯暗示有一群僧侶背叛希臘，投奔到哥特人的營地。


[195]
 　[譯注]潘神是人身羊足、頭有雙角的牧神，愛好音樂，善於排簫；而德拉茲是居於山林水澤的樹木精靈。


[196]
 　部隊行軍通過伊利斯要交出武器，伊利斯人安全有了保障就變得富有，他們喜愛農村生活，所以沒有城市。富裕會引起驕傲的心理，於是他們就取消了免戰的特權，結果帶來極大的痛苦。波利比阿(公元前2世紀希臘史學家)建議他們退回那神聖不受侵犯的圈子裡。


[197]
 　克勞狄安提到這件事但是沒說出河流的名字，可能是指阿爾菲烏斯河，我認為是佩尼烏斯河，一條水很淺、河床卻寬而深的溪流，流過伊利斯在塞利尼下方注入大海，這條河與阿爾菲烏斯河匯合以後，赫拉克勒斯用它來沖洗奧吉的畜廄。


[198]
 　辛尼西烏斯是昔蘭尼派到阿爾卡狄烏斯皇帝身邊的代表，他在君士坦丁堡度過三年時光(397—400A.D.)。他向皇帝呈獻一頂金冠，然後公開宣講帶有教誨意味的演說。這位哲學家在公元410年成為托勒密主教，大約在公元430年去世。


[199]
 　[譯注]坦塔羅斯是天神宙斯之子，因洩露天機受到永恆的懲罰，站在齊顎深的水中。頭上有果樹，饑欲食而渴欲飲時，果消失而水退走，同時頭上懸有一塊巨岩，隨時都會墜落把他壓成肉醬。


[200]
 　[譯注]希洛人是被斯巴達征服的部落，全部人員都成為奴隸，後來受到斯巴達被黜國王波桑尼阿斯的煽動，有作亂的跡象。於是斯巴達人運用計謀以編入軍隊，給予自由為獎賞，選出最勇敢的奴隸2000人，全部隔離以後殺死。


[201]
 　喬南德斯(6世紀中葉，哥特史學家)用激昂的態度對整個過程做了詳盡敘述。


[202]
 　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前7年，阿拉裡克就有預兆，據說還當眾宣佈，要不然就是克勞狄安提到此事。但他並沒指出明確的期限，要是說得不準確，解釋的人可以從含糊的言辭中，獲得脫身的借口。


[203]
 　克勞狄安的長詩《傑提之戰》，其中有970句可以提供最好的史料，從慶祝霍諾留擔任第六次執政官開始寫起；佐西穆斯始終保持沉默，我們只能降格以求，從奧羅修斯和編年史的斷簡殘篇中找一點資料。


[204]
 　雖然喬南德斯犯了很大的錯誤，把阿拉裡克的意大利戰爭寫得混淆不清，但是他很肯定地指出斯提利科和奧勒良出任執政官的年代(400A.D.)，那麼克勞狄安提到波勒提亞會戰是公元403年就很正確，至於其間發生哪些狀況，就很難弄得清楚。


[205]
 　喬維尼安反對齋戒和守貞，傑羅姆為之憤怒不已，所以他受到傑羅姆的迫害和侮辱。


[206]
 　這個寓言是克勞狄安早期非常出名的作品，考利模仿這種自然而流暢的筆調，但在細節的描繪上還是遜色不少，因為他的生活中沒有這種體驗。


[207]
 　從保利努斯和巴羅尼烏斯所提到的情況來看，意大利全境普遍陷入驚慌之中，甚至遠抵坎帕尼亞的諾拉，聲名顯赫的悔罪苦修者已在此地定居下來。


[208]
 　克勞狄安僅僅稱讚斯提利科，對於皇帝都不屑稱讚。霍諾留在自己的宮廷中一定顯得無足輕重。


[209]
 　每位旅客都記得，倫巴第經常為突如其來的滂沱大雨所苦。奧地利人隨著熱那亞人之後，把營地設置在波爾西維拉的干河床上。


[210]
 　克勞狄安無法明確回答我們的問題：霍諾留本人當時在哪裡？然而逃走一定會引起追捕，意大利學者西戈尼烏斯和穆拉托裡(古物學家)認同我對哥特戰爭所抱持的觀點。


[211]
 　旅行指南標明一條可以通行的道路，阿斯塔在右邊幾英里的地方。


[212]
 　阿斯塔或稱阿斯提，是一個羅馬殖民區，現在成為當地的首府，16世紀政權移交給薩伏伊公爵。


[213]
 　霍諾留等到次年才在羅馬誇口說大話，這時離開危險地區已有500英里遠。


[214]
 　奧羅修斯為羅馬人不敬神的行動感到震驚，竟在復活節的禮拜天攻擊虔誠的基督徒。然而就在同時，群眾公開在埃德薩的聖多馬神龕前祈禱，要絕滅阿里烏斯派的強盜。蒂爾蒙特引用一份講道辭，誤認是聖克利索斯托所講。


[215]
 　波勒提亞的遺址在都靈東南25英里，附近是倫巴第國王的皇家狩獵區。


[216]
 　克勞狄安和普魯登提烏斯非常肯定羅馬人在波勒提亞的勝利，並且在作品中表示慶賀之意，但這些詩文的表達不夠精確。就目前發現的事實來說，斯提利科的證詞並不可靠，所以過去認為可信之處也產生很多疑點。


[217]
 　克勞狄安的結語鏗鏘有力、文采斐然，但這位詩人的地理常識有問題，才會將辛布裡人和哥特人的戰場說成同一地點。韋爾切勒和波勒提亞相距60英里，若辛布裡人在維羅納寬廣而荒涼的平原被擊敗，那麼所處位置的緯度還得要高一點。


[218]
 　對克勞狄安和普魯登提烏斯的詩作要嚴格檢查，描述的情景能吻合實際的狀況，才能對歷史有所交代。


[219]
 　傑提之戰和霍諾留第六次出任執政官，跟阿拉裡克的撤退和失利很難說有何關連。


[220]
 　克勞狄安在霍諾留出任第六次執政官所寫的詩篇中，還有一些敘述皇帝到羅馬的旅行、凱旋式和慶祝活動。


[221]
 　有關角鬥士這個引起大家好奇而且內容恐怖的題材，可以參閱利普修斯(1547—1606A.D.，荷蘭學者和政治理論家)所著的兩卷《農神節》，作者是研究古代文物的學者，把這種活動視為遵行古代的習俗。


[222]
 　戈德弗羅伊的評述對角鬥士的歷史提供了大量材料。


[223]
 　可參閱普魯登提烏斯的結論，足以證明他讀過拉克坦提烏斯議論風生的抨擊。基督徒辯護家對這種血腥的競技活動毫無寬宥之心，認為是被異教徒引用到宗教的節日慶典上。


[224]
 　我很願意相信聖特勒馬庫斯的事跡，但他作為因人道的緣故而殉教的唯一神職人員，竟然沒有一所教堂奉獻給他，也沒有為他建立祭壇。


[225]
 　馬修玩弄詭計，有人要賣給他酒而不是水，但是他一本正經地宣稱，水槽在拉文納比葡萄園值錢得多；西多尼烏斯(詩人、克萊蒙主教)抱怨這座城市沒有泉水和輸水渠道，同時把缺乏清水、可厭的蛙鳴和擾人的蚊蚋列為本地人要面對的不幸。


[226]
 　狄奧多爾和霍諾裡婭的傳奇故事，德萊登原封不動從薄伽丘借用，搬到基亞西的森林裡去上演。基亞西(Chiassi)是從克拉西斯(Classis)這個字轉訛而來，而克拉西斯就是軍港的名稱，加上中間連接的卡薩裡斯大道，也可稱為郊區，構成拉文納的三重都市。


[227]
 　從公元404年起，頒布《狄奧多西法典》的日期，固定以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納為準，不再有變動。


[228]
 　[編注]哲歐根人，即中國史書上所稱的「柔然人」，公元4世紀後期至6世紀中葉，中國處於南北朝時期，柔然與北魏、南朝形成長期並立。


[229]
 　普羅科皮烏斯(6世紀拜占庭史學家)提及從帕盧斯·梅奧蒂斯到日耳曼北部的大遷移，認為是饑饉所引起。但他對古老歷史的見解，常因無知和錯誤而打折扣。


[230]
 　佐西穆斯通常會概述多瑙河與萊茵河以外的民族，包括他們的情況和後來的稱呼，以及古代作者偶爾對他們所加的各種形容詞。


[231]
 　羅多迦斯特是奧博特裡特斯(在梅克倫堡)人的神祇。英雄人物常會採用保護神的名字，但蠻族不會對失敗的英雄頂禮膜拜。


[232]
 　奧林庇多魯斯原來要表達的意義並不精確，我認為他們都是君王和貴族，以及忠心耿耿的夥伴，過了幾個世紀後，可稱他們為武士和護衛。


[233]
 　佐西穆斯把戰爭和斯提利科的勝利地點放在了越過多瑙河的地方，這種奇怪的錯誤緣於讀過希臘人以訛傳訛的記載，很難完全改正過來。最好的辦法是引用佐西穆斯的說法時，一定要抱著存疑的態度。


[234]
 　這項法規的頒布時間(公元406年5月18日)使我們明白了很多問題，戈德弗羅伊用來推測拉達蓋蘇斯的入侵年份；蒂爾蒙特、帕吉和穆拉托裡認為是前一年，之所以持這種說法，是基於對諾拉的聖保利努斯的禮貌和尊敬。


[235]
 　羅馬快被高盧人佔領時，元老院在緊急狀況下編成10個軍團，共有42000步兵和3000騎兵，從奧古斯都以後這個城市就沒有派出這樣多的兵力。這種傳聞讓研究古史的學者感到困擾，但孟德斯鳩清楚地加以說明。


[236]
 　馬基雅弗利(1469—1527A.D.，佛羅倫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像哲學家那樣引經據典說明佛羅倫薩的源起。當地民眾為了便利通商貿易，才從腓蘇利山區慢慢遷移到阿爾諾河岸。三頭同盟使佛羅倫薩成為殖民區，提比略當政時，它獲得一座蒸蒸日上的城市應有的名聲和讚譽。


[237]
 　拉達蓋蘇斯祭拜託爾和沃登，他心目中的朱庇特不同於奧林匹斯山和卡皮托山的約夫。多神教可用多方通融的廟宇，把來自各路的神明聚合在一起，但正統的羅馬人始終憎惡高盧和日耳曼的活人獻祭。


[238]
 　保利努斯提到這個故事是潘索菲婭親口所說，她是佛羅倫薩一個信仰虔誠的婦人。據稱大主教從此停止積極參與世俗的事務工作，所以無法成為深得民心的聖徒。


[239]
 　這兩位朋友在阿非利加寫出這段獲勝的經過，已經是10年或12年以後的事。塞維爾的伊希多爾(560—636A.D.，聖徒、塞維爾主教、神學家)毫無保留全盤接受權威說法。不論奧羅修斯在這期間加進多少讓人感興趣的事實，全都是出於宗教虔誠心理的胡言亂語。


[240]
 　[譯注]公元前48年，愷撒率軍渡海到希臘，為了在都拉基烏姆包圍龐培大軍，建構工程巨大的對壘線。尤其在南部重點地區，所有的塹壕成雙層配置，防備敵人從後方登陸實施夾攻，並將流向大海的河流改道或修建堤壩，使龐培軍隊無法得到飲水。


[241]
 　奧羅修斯的修辭學表達方式，並不適合用來描述對大軍的包圍。但腓蘇利山離佛羅倫薩只有3英里，可能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拉達蓋蘇斯的大本營，因此其可能被納入了羅馬人的防線之內。


[242]
 　奧林庇多魯斯在敘述這段史實時，認為雙方還保持著聯盟關係，這樣更坐實了斯提利科的罪行。


[243]
 　奧羅修斯信仰虔誠但不通人情，可以犧牲國王阿加格和他的子民阿馬萊基特人，毫無同情心。冷酷的歷史學家比血腥的劊子手還要可恨。


[244]
 　克勞狄安的繆斯在哪裡？她是否睡著了？她是否罷工了？我認為霍諾留的第七任執政官(407A.D.)可提供題材寫出富麗堂皇的詩篇。在發現狀況無法挽回前，斯提利科(在羅慕路斯、卡米盧斯和馬略之後)有資格稱為羅馬第四位奠基者。


[245]
 　《普洛斯帕編年史》有明確的記載，使佛羅倫薩的勝利減少奇跡的成分，與意大利、高盧和日耳曼的歷史發生密切的關係。


[246]
 　奧羅修斯和傑羅姆提出嚴正的指控，說斯提利科誘使蠻族入侵。其實，他們所說的「誘使」表示間接的意義，斯提利科為了救意大利而犧牲了高盧。


[247]
 　比亞伯爵感到滿意，在入侵高盧的日耳曼人當中，有三分之二人員是拉達蓋蘇斯大軍的殘部。有關這部分的敘述，可以參閱《歐洲古代通史》。我與這本膾炙人口的巨著失之交臂，直到公元1777年才精心閱讀，在公元1771年我發現的很多觀念，竟與本書不謀而合。


[248]
 　克勞狄安敘述高盧邊疆的平靜和繁榮。杜博斯神父認為放牧地點在阿爾巴河(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小溪，流過阿登森林)而不是阿爾比斯河，就詳述高盧牛群放牧在易北河所出現的危險狀況，真是何其愚蠢!就詩人的地理觀而論，易北河和黑希尼亞森林與日耳曼的任何一條河流，或任何一座森林無異。克勞狄安經不起我們研究古代歷史的學者嚴格檢查。


[249]
 　公元405年佩拉吉安派的教義首次掀起風波，10年之內在羅馬和迦太基受到譴責，聖奧古斯丁經過一番鬥爭終於大獲全勝，但希臘教會對敵手頗表贊同。民眾在瞭解以前，並沒有參與爭論(這點倒是令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250]
 　傳說愛爾蘭的蘇格蘭人經由海上入侵不列顛的西部海岸，甚至內尼烏斯和愛爾蘭的傳說，也提供不了多少可信的事實。9世紀還存在的聖帕特裡克傳記，就不下66種之多，裡面包含數以千計的謊言和不實傳聞。然而我們相信，在愛爾蘭人的一次入侵行動中，未來的使徒讓俘虜在前面帶路。


[251]
 　佐西穆斯、奧羅修斯、奧林庇多魯斯、教會歷史和有關的編年史，提到不列顛的僭主時，人數都會少算，像是拉丁人就不知道有馬可這號人物存在。


[252]
 　佐西穆斯用巴高達這個名字來稱呼他們，聽起來不會引起太大的反感，在第13章提到他們是作亂的農民。


[253]
 　維裡尼阿努斯、迪代墨斯、狄奧多西和拉格狄烏斯在當代宮廷裡，會被稱為有君王的血統，但並不表示他們有特權或在臣民同胞之上的位階。


[254]
 　這些霍諾留幫包括蘇格蘭人或阿塔科提人兩個隊、摩爾人兩個隊、馬科曼尼人兩個隊，還有維克托裡人、阿斯卡裡人和加利卡尼人各一個隊，全部屬於65個皇家協防軍部隊的一部分。


[255]
 　[譯注]公元前63年羅馬政局發生危機，西塞羅頒布「元老院最終敕令」處理喀提林案。愷撒雖然沒有加入叛黨，然而仍與西塞羅和加圖在元老院爭辯不休，但還是無法挽回，涉案人員有3000人被殺。


[256]
 　奧林庇烏斯來自黑海的海岸地區，是表現極為出色的官員，無論個人的行為和性格，從外表看來讓佐西穆斯感到滿意。奧古斯丁欽佩奧林庇烏斯對宗教的虔誠，稱許他是教會的孝順兒子，但阿非利加聖徒的過譽，可能是出於不知底細和刻意奉承。


[257]
 　斯提利科表示要安排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行程，最後還是讓霍諾留打消了不切實際的幻想。東部帝國不會聽從他的命令，也很難用武力征服。


[258]
 　[譯注]羅馬軍隊的軍紀要求極為嚴酷，除了個人的處分還有部隊的處罰。要是犯了重大罪行，像是謀逆叛變、違抗命令、不聽節制、殺害長官等，經常會處以「十一之刑」，就是將出事部隊掣簽抽出十分之一人員，要其餘未中籤人員排成夾道，拿棍棒將受刑者逐一擊斃。


[259]
 　他的朋友之中有兩位重要人物應該提到，彼得是司法部門首長，還有寢宮總管多伊特裡烏斯，斯提利科通過他來保護寢宮安全。但在這樣一個個性軟弱的君王下，還無法通過控制寢宮來獲得安全保證，這也是令人感到奇怪之處。


[260]
 　奧羅修斯仿製虛偽不實和充滿狂怒的宣言，當時新成立的政府將之散發到所有行省。


[261]
 　奧古斯丁滿意這些有效的法律，這是斯提利科刻意制定用來對付異端邪說和偶像崇拜的，現在仍保存在《法典》之中。他僅僅運用奧林庇烏斯證實對宗教的虔誠。


[262]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藝術鑒賞力極其低劣，竟然會給雕像穿上華麗的衣著。


[263]
 　可以參閱魯提裡烏斯·努馬提阿努斯的作品，宗教的熱忱使他寫出用詞典雅而氣勢雄偉的詩篇，提到斯提利科從卡皮托神廟的大門上拆除金板，或是閱讀預言的神諭，這都是故意陷害他的誹謗。這些都是非常蠢的故事，而且只要是指控他的信仰不虔誠，等於是對推崇他的話增加份量和可信度，何況連佐西穆斯都不得不讚許他的德行。


[264]
 　在奧爾甫斯(希臘神話中的詩人和歌手，善彈七絃琴，能使猛獸俯首)的婚禮(非常得體的比擬)中，生氣勃勃的自然界奉獻各種禮物，神明賜福給他所寵愛的詩人。克勞狄安沒有牛羊成群的牲口，也沒有出產酒類和橄欖油的田園，他那富有的新娘會給他帶來這一切家財，但他到阿非利加只帶著塞妮娜的一封介紹信，他的朱諾(天後，朱庇特之妻，掌管婚姻和生育)賜給他幸福的生活。


[265]
 　克勞狄安感到極大的榮譽，也認為自己有這份資格。最早的雕像是大理石像，15世紀在羅馬被發現，位於龐坡裡烏斯·裡圖斯的家園裡。一個詩人的雕像應該被當時的文人和他的同胞豎立起來，他的一生應該比克勞狄安更偉大，這才是高貴的構想。


[266]
 　克勞狄安出於虛榮心作祟，把自己當成佛羅倫薩人或西班牙人，但從他一封書信中，證實他是土生土長的亞歷山大裡亞人。


[267]
 　斯特拉達認為克勞狄安的英雄史詩，與羅馬時代五位大詩人盧克萊斯、維吉爾、奧維德、盧坎和斯塔提烏斯難分軒輊。克勞狄安的贊助人是頗有成就的廷臣卡斯提裡歐內，他的仰慕者人數眾多且表現極為熱情。然而嚴苛的批評家難免要提出指責，說是異國的種子和花卉在拉丁民族的土壤上，長出繁茂的枝葉，開出瑰麗的花朵。


[268]
 　從斯提利科之死到阿拉裡克到達羅馬之前這段時期，出現一系列重大事件，只有佐西穆斯提到。


[269]
 　艾迪生對通過亞平寧山的道路有活靈活現的描述，哥特人根本沒有心情觀賞沿途美景，但他們很高興發現薩克薩·因特西撒無人防守，這個狹窄的關隘是韋斯巴薌從山巖中間辟開的一條道路。


[270]
 　對於阿拉裡克的行軍狀況我們並不清楚，只能借用霍諾留在同一條路線旅行的記載，從拉文納到羅馬的距離大約是254羅馬裡。


[271]
 　九頭蛇怪為禍一方，被赫拉克勒斯除去，成為他的十二大功業之一。這個譬喻是皮洛斯的樞密大臣賽尼阿斯，在出任使臣以後歸來所說，他曾深入研究羅馬的軍事訓練和生活習慣。


[272]
 　羅馬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時期，實施過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數字分別是270313人、117108人以及214000人。其中第二次數目急劇下降，第三次又上升，有些學者認為是李維的本文有誤，雖然現存的原稿倒是完全一致。但他們並沒考慮第二次人口普查只在羅馬實施，數量減少並不完全是死亡，而是有很多士兵出征的關係。李維在第三次人口普查中肯定表示，在個別的軍需官照料之下軍團都已召集起來。從表列的數字裡，要扣除60歲以上無法參加作戰的人員，所佔的比例大約是十二分之一。


[273]
 　[譯注]公元前215年漢尼拔圍攻卡普亞，企圖控制南意大利成為後方基地。若能掌握當時元老院不予救援之機會，待奪取後經過整補，迅速組成攻城序列進攻羅馬則大有可為。然漢尼拔變更計劃，致使弗爾維斯在公元前211年攻下卡普亞。漢尼拔此時進軍羅馬城下，已無所作為，只有撤軍而已。


[274]
 　李維認為這是兩種意外狀況，完全是機運和勇氣的關係才會產生驚人的效果，我不以為然，認為這都是元老院基於政策有意在背後操控。


[275]
 　傑羅姆把保拉列入顯赫的格拉古家族，特別是在敘述托克索提烏斯時加上尤利烏斯的名字，事實上西部行省有幾千個家庭都獲得這榮譽，已經不足為奇。


[276]
 　[譯注]埃涅阿斯是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人物，希臘聯軍破城後，攜家人從大火中逃出，經過長期流浪抵達意大利，其後人建立羅馬城，故羅馬人尊埃涅阿斯為始祖，羅馬詩人維吉爾有長詩《埃涅阿斯紀》敘述其事。


[277]
 　塔西佗很肯定地提到，從阿克興會戰到韋斯巴薌即位，元老院逐漸充滿新加入的家族，都來自意大利的自治市和殖民區。


[278]
 　最早在皮格修斯的編年史裡提到阿尼西烏斯·加盧斯，羅馬建城後506年出任平民保民官；另外一名護民官是奎因圖斯·阿尼修斯，在羅馬建城後508年，後來得到普拉內斯特的頭銜。李維認為在羅馬最高貴的家族中，阿尼西安家族的地位要低一等。


[279]
 　李維(59B.C.—17A.D.，羅馬史學家，著《羅馬史》142卷，記述羅馬建城到公元前9年全部歷史)很公正地讚許阿尼修斯的功績，提到他在馬斯頓的光榮戰功使他獲得了極為響亮的聲譽，是在伊利裡亞的凱旋式之前的作為。


[280]
 　三次出任執政官分別是在羅馬建城前593年，818年和967年，後兩次分別是尼祿和卡拉卡拉在位時，尤其是第二次出任執政官，因為可恥的奉承為人所詬病，甚至被作為其罪行的證據。只要打上偉大和古老的標記，就能用來證明一個貴族世家的譜系。


[281]
 　公元6世紀，意大利哥特國王的大臣提到阿尼西安家族，對他們高貴的家世表示尊敬。


[282]
 　從普魯登提烏斯的作品中，可以證明阿尼西烏斯·尤里安是最早的基督徒議員，異教徒為此對阿尼西安家族表示不滿。


[283]
 　兩位波斯總督旅行來到米蘭和羅馬，要聽安布羅斯的講道以及拜訪普羅布斯。克勞狄安根本不知此事，又怎能拿來表彰普羅布斯的榮譽。


[284]
 　阿利比烏斯、敘馬庫斯和馬克西穆斯的兒子，他們在出任法務官時，分別花費了1200磅、2000磅和4000磅黃金。一般來說實際的費用還是有伸縮的餘地，但很難解釋《狄奧多西法典》的規定，裡面把法務官的費用分為三等，第一等是25000袋銀幣，第二等是2萬袋，第三等是15000袋。每袋135個銀幣，或者相當於2625個銅幣(每個銀幣等於21個銅幣，後來英國的幣制1幾尼為21個先令，就是照此而來)。要是照當前的幣值換算，25000袋相當於15萬英鎊，或者每袋大致是5或6英鎊。就第一種費用而言已經高得離譜，第二種所提到的天文數字更是太荒謬。所以就個人的瞭解，應該有比較合理的費用才對，但讓人困惑的是法律的用語不應有這種錯誤。


[285]
 　[譯注]公元前31年，屋大維和安東尼為爭天下，在希臘阿克興進行海上決戰，雙方兵力各有3.5萬到4萬人，船隻各有400艘。開戰後克莉奧帕特拉遁走，安東尼隨之棄逃，屋大維大勝，經此役主宰羅馬世界，成為帝國之開國君王。


[286]
 　塞涅卡(4B.C.—65A.D.，羅馬哲學家、政治家和劇作家)說這種話完全是強詞奪理。羅馬人在公開場合，不會把貪財好貨和愛慕虛榮的話掛在口裡，到處大肆吹噓。這位哲學家自己就有令人非議之處，如果真有其事，那麼他靠著橫徵暴斂，光是人頭稅就到手30萬鎊以上，再拿來放高利貸，這種做法甚至在不列顛引起叛亂。按照蓋爾的臆測，他跟福斯提努斯一樣在薩佛克的貝裡附近有產業，還有一些在那不勒斯王國。


[287]
 　沃爾烏西烏斯是一個富有的元老院議員，通常他的佃戶都在他的莊園中出生。哥倫梅拉能接受這種說辭，並且認為這種做法很明智。


[288]
 　瓦列西烏斯從克利索斯托和奧古斯丁得到證明，說是元老院的議員不得有放高利貸的行為，然而《狄奧多西法典》明定，允許議員可收取6%的利息，約為合法利率的一半，而且讓人感到奇怪之處，是這種許可僅授予年輕的議員。


[289]
 　普林尼所提到擄獲的白銀是4380磅，李維增加到100023磅，要是就一個富裕的城市來說，前面這個數字未免太少，而後面這個數字對私人的餐具櫃來說，又實在是太多了。


[290]
 　學識淵博的阿巴斯諾特(1667—1735A.D.，英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用幽默的口吻說這段話，我相信事實的確如此，奧古斯都的窗子沒有玻璃，也不可能穿著襯衣，等到君士坦丁以後帝國的晚期，亞麻布和玻璃的使用才變得很普遍。


[291]
 　我對阿米阿努斯的原作做了一些修改，特此說明如下：(1)我把原作第十四卷的第六章和第二十八卷的第四章內容合併寫成一篇；(2)將原來雜亂無章的一大堆材料，編排得有次序也合於條理；(3)修改原文過於誇張的語氣，刪除冗長多餘的詞句；(4)原文有的地方只是暗示並未確切表示，我進一步加以解說清楚。我的譯文經過重寫以後，或許不如原文典雅，卻能符合信與達的要求。


[292]
 　古物學家就算是非常仔細地探求，也無法查證這些特殊的人名。我個人的意見是這些名字是歷史學家自己杜撰出來的，他好像生怕用來諷刺別人或是真的有人使用。不過，羅馬人原來的命名很簡單，後來逐漸加長，甚至光怪離奇的名字有四個、五個到七個之多。舉個例子來說，像是有人的名字叫馬可·馬修斯·馬米烏斯·福裡烏斯·巴爾布裡烏斯·凱西利阿努斯·普拉西達斯。


[293]
 　[譯注]公元前202年，敘利亞國王安提奧庫斯三世與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建立同盟，要逐步瓜分埃及和希臘，公元191年，羅馬執政官阿基裡烏斯被派往希臘，於溫泉關會戰獲勝，接著在福西亞海戰大獲全勝，終將安提奧庫斯三世逐回亞洲。


[294]
 　羅馬人的卡魯科就是通稱的轎式馬車，也是豪華馬車，車身用純銀製造，遍佈精美的浮雕，駕車的騾馬都使用黃金鑲嵌的馬具，這種競相奢華的風氣從尼祿在位，一直蔓延到霍諾留時代仍未止息。哥特人圍城前6年，聖墨拉尼阿回到羅馬，前往接迎的貴族駕著華麗的馬車，使得阿庇安大道擁塞不堪。然而奢豪為舒適所取代，一輛普通的現代馬車下面裝著彈簧，比起古代用金或銀製作的兩輪馬車更為適用，過去那種車子裝在軸槓上面滾動，顛簸得非常厲害，大部分暴露在外面，在嚴酷的天氣得不到庇護。


[295]
 　從阿馬西阿主教阿斯特裡烏斯的講道中，瓦羅亞發現一種新流行的服飾，就是有些虔誠的紈褲子弟，把衣服上繡的熊、狼、獅、虎、林木以及狩獵形象，換上喜愛的聖徒肖像和傳奇的圖畫故事。


[296]
 　[譯注]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敘古拉與迦太基訂有同盟條約，公元前214年羅馬執政官馬塞盧斯進兵西西里，敘古拉一直守到公元前211年為內奸所賣，城陷後大科學家阿基米德隨之被害。


[297]
 　普林尼在書信中提到，有三隻大野豬受到引誘陷入羅網，對於這位有哲人風範的獵人而言，打獵一點都不會妨礙到他的研究。


[298]
 　把原文裡面阿韋爾努斯這個帶凶兆的詞加以改換，倒是無關緊要的小事。阿韋爾努斯湖和盧克林湖連接在一起，等到阿格裡帕修建起巨大的堤壩形成朱利安港以後，可以經由一條狹窄的水道進到普提奧利灣。維吉爾就住在這個地方，在工程進行時曾經詳盡地加以敘述。註釋家特別是卡特洛，從斯特拉博、蘇埃托尼烏斯和迪翁的著作中獲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地震和火山爆發改變了此地區的地貌，從1538年起，盧克林湖轉向流入蒙特·努奧伏奧湖。


[299]
 　黑暗之國辛梅利安這個在文學上著名的表達方式，最早是借用荷馬的著作(《奧德賽》第十一卷)，是指大洋對岸一個遙遠而傳奇的國土。


[300]
 　我們從塞涅卡的經驗之談中，可以知道羅馬人在旅行時發生的三個奇特景象；(1)他們讓一隊努米底亞輕騎兵在前面開道，揚起滿天的灰塵，等於是在宣告有大人物即將來到；(2)裝載行李的騾子不僅運來貴重的花瓶，甚至還帶來水晶和雪花石膏製作易碎的器物，博學的法文翻譯家在譯塞涅卡的作品時，把雪花石膏當作中國和日本的瓷器；(3)年輕奴隸美麗的面孔塗上藥物形成一層硬殼，或是抹上油膏，可以防止日曬和嚴寒損傷皮膚。


[301]
 　[譯注]塞米拉米斯是亞述國王尼努斯之妻，後為亞述女皇，以美貌、智慧和淫蕩著稱於古代世界，後將國都從尼尼微遷到巴比倫，據說是從她開始使用閹人。


[302]
 　原來提到的接待是指一種小籃子，裡面裝著相當份量的煮熟食物，大約值100個誇德拉(羅馬銅幣，1個誇德拉相當於四分之一阿斯)，或者是12.5個便士，然後把這些籃子排列在大廳裡，準備分給等在門口的那些飢餓和卑賤的人。像這種類似施捨的不雅習俗，馬修的短文和尤維納爾的諷刺詩經常提到。到了後來，籃子裡原來裝食物，現在就換成裝金幣和銀幣或者是金銀器具，在最高階層的人員升任執政官或結婚這種莊嚴的場合，將這當成禮物送給他。


[303]
 　這種野味拉丁文稱為glis，法文稱為loir，英文沒有恰當的稱呼就叫松鼠。如果用中國人的說法，叫果子狸倒是很適合。這種動物生長在森林裡，寒冷的季節就會蟄伏起來。羅馬人的村莊發展出大量飼養和催肥的技術，是對農村經濟有利的生產事業。羅馬監察官為了防止人民過奢華的生活，曾經很愚蠢地下達禁令，反而使得豪華的飲宴增加了對這種動物的需求。據說現在的羅馬仍然把它看成最昂貴的食物，科隆納王子經常拿它當作饋贈的禮物。


[304]
 　這種賭博性的棋賽可以翻譯為大家比較熟悉的名字，像是古雙陸棋或者是巴加門，也就是十五子棋。甚至最嚴肅的羅馬人都特別喜愛，像是穆基烏斯·斯凱沃拉律師就是有名的高手。


[305]
 　[譯注]加圖(95B.C.—46B.C.)是羅馬政治家，支持元老院的貴族政體，為人正直純樸，被譽為「共和國的良心」，聲望之高無人可及，豈知在競選執政官時慘敗而歸，讓他不敢置信。


[306]
 　諷刺詩可能過於誇張，馬科羅皮烏斯的《農神節》以及傑羅姆的書信提供了很多證據，羅馬有些最高階層的人員無分男女，對於基督教神學和古典文學都有很深的素養。


[307]
 　[譯注]斯波萊托在羅馬北邊約50英里，是進入首都的門戶，為兵家必爭之地。


[308]
 　馬科羅皮烏斯是這些羅馬貴族的朋友，他認為星座是未來各種事件的起因，至少可以從其中看出一些跡象。


[309]
 　李維的史書中充滿富豪的勒索和貧苦債務人的痛苦。在原始的時代，勇敢老兵的悲慘遭遇必定一再重複，這些時代不值得稱讚。


[310]
 　[譯注]全體羅馬市民按照公民大會分屬35個區部，是按地域劃分的投票單位。選舉官吏和通過法律要獲得超過半數，即18個區部的票，區部成員依不動產所在地為準，可以繼承、取消和核定，但要獲得監察官的批准。區部有兩種，一種是農村區部，為31個，另一種是城市區部，為4個；選出的官吏位階較低，像是護民官、財務官和市政官等。還有一種選舉組織是百人連大會，全體市民分屬193個百人隊，每個百人隊以多數決代表一張選票。除最窮的貧民全部列為一個百人隊外，其餘分為五個階級，愈富有的階級分到的百人隊愈多。投票從最上階級開始，直到獲得半數97個百人隊同意為止，從此可知羅馬共和國是一種富豪政治。百人連大會選出的官吏位階較高，像是法務官、執政官和監察官。


[311]
 　尤維納爾的第三首諷刺詩表達他的氣憤不平，當塞涅卡被殺前要安排他的母親舒適度過餘生，不禁想起大部分人都遭到放逐，提醒他母親真正出生在羅馬的居民人數何其稀少。


[312]
 　所提到的麵包、鹹肉、油和酒在《狄奧多西法典》第十四卷幾乎都可找到，但所述全是大城市警察的待遇，相關證據在戈德弗羅伊的評論裡可見到，無須贅述。按照《狄奧多西法典》的規定，在軍用分配賦量方面提高價格，1個金幣(11個先令)可買到80磅鹹肉，或是80磅的油，或是12摩笛(品脫)的鹽。要是與一瓶酒可換70磅鹹肉的規定相對照，可以得知葡萄酒的價格為1加侖16便士。


[313]
 　奧勒良的計劃是在伊特魯裡亞沿著海岸種葡萄，這裡就是托斯卡納可怕、落後而又未開發的瑪雷米。


[314]
 　塞涅卡拿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在利特努姆莊園的浴場，跟羅馬宏偉的公共浴場做比較(還在不斷增加)。很久以後才有安東尼和戴克裡先的浴場，收費是1個誇德拉，約為英國1個便士的八分之一。


[315]
 　阿米阿努斯在描述羅馬貴族的奢華和驕縱以後，又以同樣的氣憤的口吻揭露一般民眾的惡行和愚昧。


[316]
 　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對賽車的表達沒有諷刺詩人那樣強烈而生動有力，然而兩者都不約而同描繪出當時的狀況。大賽車場所能接受的節目，在城市原始記錄裡都有記載，兩者的不同表示沒有相互抄襲，鄉村的群眾在這種狀況下蜂擁到城市來，數量之多令人不敢置信。


[317]
 　賀拉斯(65B.C.—8B.C.，羅馬詩人和諷刺詩作者)《達西爾》一書的註釋題材豐富而且內容複雜，提到當時的悲劇作家和作品，像是帕庫維烏斯的《布魯圖斯和德西烏斯》和馬特努斯的《加圖》，而《屋大維婭》一劇被認為是塞涅卡的作品，演出時仍舊不受觀眾歡迎。


[318]
 　在昆體良(35—96A.D.，修辭學家)和普林尼的時代，悲劇詩人竟然沒落到這種狀況，自己借一個大房間，把劇本讀給請來的一群人聽。


[319]
 　啞劇在希臘獲得高的名聲，因為需要精通各表演的技術和手法，布裡特對於啞劇的藝術寫出一部短短的發展史。


[320]
 　阿米阿努斯非常氣憤地抱怨，羅馬街頭到處都是女性在閒逛，她們根本不管孩子的死活，整天花很多時間做頭髮，然後到戲院去打情罵俏，賣弄風騷。


[321]
 　利普西烏斯和伊薩克·福修斯在做白日夢，認為羅馬的人口有400萬、800萬甚至1400萬。休謨憑良心並且抱著懷疑的態度，反對一些別有用心的看法，把古代的人口數量減少很多。


[322]
 　從彼得洛尼烏斯(公元1世紀羅馬神話劇的作者)敘述擁擠的公寓，以及尤維納爾(55—127A.D.，羅馬諷刺詩人)的抱怨中提供的不完整資料，加上我們取得的合法記錄，知道在奧古斯都時代，幾間住房或是一間公寓的租金，每年大約要4萬塞斯退司，等於300到400英鎊，這種價錢就普通的建築物來說確實太高。


[323]
 　這個數目包括1780戶豪門大戶，此外就是平民居住的46602戶公寓。比較了幾個不同的記錄冊，這個數字很正確。


[324]
 　梅桑斯依據各種資料，他算出來巴黎有23565間住宅、71114戶人家，以及576630位居民。


[325]
 　這種算法與布洛提爾(1723—1789A.D.，耶穌會教士)用同樣原則所得到的數字並沒有很大的差異，他是塔西佗最後的編輯，雖然他強調要精確，但事實上要達到這種要求很困難也沒有必要。


[326]
 　只知道萊塔母親名叫皮蘇美娜，至於她的父親、家庭和籍貫全都不清楚。


[327]
 　佐西穆斯談起這種儀式，但身為希臘人，並不熟悉羅馬和托斯卡納當地的迷信活動。我懷疑這裡面包含秘密和公開兩部分，前者可能是教導如何施用法術和符咒，努馬靠著這種儀式使朱庇特降雷火於阿芬丁山。


[328]
 　索佐曼暗示的確做過這種實驗，但是沒有成效，並沒提英諾森的名字。蒂爾蒙特拒絕相信有這回事，認為一個教皇不會自甘墮落到犯下此種罪行。


[329]
 　羅馬最昂貴的烹調喜歡使用胡椒，質地最佳的種類要賣15個笛納或是10個先令一磅，主要來自印度及附近地區，尤其是馬拉巴爾海岸的產量非常豐富。自貿易和航運發達以後，貨源增加而且售價降低。


[330]
 　對這位哥特酋長的名字有幾種不同的叫法，喬南德斯和伊希多爾稱為阿特豪法斯，佐西穆斯和奧羅修斯稱為阿道法斯，奧林庇多魯斯稱為阿圖法斯。我還是使用廣為人知的稱呼阿道法斯，同時瑞典人一般認為，古代的哥特人拿這個名字來稱呼自己的兒子和弟弟。


[331]
 　佐西穆斯提到這種情況時，可以看出來他感到很滿意，讚許根涅裡德的風範是即將絕滅的異教最後的光榮。但迦太基的政府卻表現出迥然相異的情緒，他們派遣四位主教前往拉文納宮廷，抗議最近制定的法律，該法律竟然規定不得強迫轉信基督教，而且要取得本人同意。


[332]
 　拿統治者的頭顱、生命、安全和保護神來發誓，是埃及和西徐亞最古老的習慣。為了奉承權勢，這種方式很早就運用到居高位的愷撒身上。德爾圖良提出指責，認為他那個時代的羅馬人對皇帝的尊敬並不真誠，所以才會使用這種誓言。


[333]
 　羅馬的歷史詳細敘述阿拉裡克的事跡，對他的言行極力頌揚，我盡力取中庸之道。


[334]
 　16世紀還可以看到奧古斯都的港口所留下的遺跡，古物學家實地勘察以後很興奮地宣稱，現在所有歐洲的君王都沒有能力興建這樣宏偉的工程。


[335]
 　[譯注]建港構想是尤里烏斯·愷撒在公元前45年提出，等克勞狄即位第二年動工興建，時為公元42年，但完成在12年後，由尼祿主持竣工典禮此時，踞愷撒提出這一構想已過了100年。


[336]
 　台伯河由兩個河口入海，中間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的島嶼名叫聖島，每條邊的長度大約2英里，這個島將奧斯蒂亞·台伯裡亞分為兩部分。奧斯蒂亞殖民區位於左邊，正好在台伯河支流的南岸，而港口在右邊，位於北岸，中間的距離從秦戈拉尼的地圖上量取是2英里。在斯特拉博的時代，台伯河挾帶的泥沙使奧斯蒂亞港淤塞。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使得聖島的面積增加，逐漸使奧斯蒂亞和港口都位於海岸邊上，中間相隔一段距離，只留下干河道與一個海灣，表示出河流的變遷狀況，以及海洋的堆積作用。


[337]
 　早在3世紀時，也可能遲到4世紀，羅馬的港都是一個設置主教的城市，到9世紀因為害怕阿拉伯人入侵，教皇格列高利四世將此職位撤銷。現在沒落到只有一個小旅社和一個教堂，從主教的府邸可知位階很高，是羅馬教會六個紅衣主教之一。


[338]
 　索佐曼提到阿里烏斯派主教的施洗以及菲羅斯托傑斯所稱接受的異教的熏陶，我們都表示贊同。從佐西穆斯表現出興高采烈的樣子以及對安尼西安家族的指責，可見新即位的皇帝對於基督教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


[339]
 　奧羅修斯報道哥特人入城這個極其重大的事件，只用了七個字，但用很長的篇幅讚許哥特人誠摯的行為。我摘錄普羅科皮烏斯未必完全可信的事跡，但這種情節還是可能會發生。他認為城市遭到奇襲，時間是元老院議員還在睡覺的中午。但傑羅姆有充分的理由，非常肯定是在夜晚。


[340]
 　奧羅修斯推崇哥特人基督徒的虔誠，好像沒有發覺其中絕大部分都是阿里烏斯派異端。喬南德斯和塞維爾的伊希多爾都贊同哥特人攻佔羅馬的行動，所以一再修飾具有教化世人作用的事跡。根據伊希多爾的記載，曾經親自聽到阿拉裡克說到，他要與羅馬開戰並非要冒犯使徒。這種說法是7世紀的模式，在200年以前，要把這種名聲和榮耀歸基督而不是使徒。


[341]
 　歷史學家薩路斯特(86B.C.—35B.C.)竟然膽敢大聲指責別人的惡行，須知他自己洗劫努米底亞，將戰利品用來修飾位於基裡那爾山的宮殿和林園。這個地點的建築物現在是聖蘇珊娜教堂，與戴克裡先浴場只隔一條街，到薩拉裡亞門的距離並不遠。


[342]
 　普羅科皮烏斯表達得清楚而中肯；馬塞利努斯編年史的說法過於偏激；菲羅斯托傑斯說是羅馬成為一片焦土，未免形容過甚產生錯誤；巴吉烏斯寫了一篇很特殊的論文，說是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根本沒有損壞羅馬的建築物。


[343]
 　奧羅修斯特別談起他不贊成建立雕像，包括從埃涅阿斯開始算起，阿巴爾和羅馬的國王，還有以武功和文藝建立顯赫名聲的羅馬人，以及後來封神的愷撒。當然這裡用「廣場」來表示地點會產生困擾，因為在卡皮托山、基裡那爾山、埃斯奎林山和帕拉丁山四周所環繞的平原，一共有五個相連在一起的廣場，經常會被當成一個。


[344]
 　奧羅修斯曾經比較高盧人的殘酷和哥特人的仁慈，但這種修辭學的對比很容易產生誤導。蘇格拉底很肯定地表示，有很多元老院議員被非常痛苦的酷刑折磨致死，當然這也是強調反面作用的誇張說法。


[345]
 　普羅巴不僅歷盡艱辛，她的家庭與聖奧古斯丁的一生有密切關係，所以受到蒂爾蒙特另眼相看。就在她們抵達阿非利加不久，德米特裡阿斯取下面紗，在神前發誓她還保持貞節之身，這件事好像對羅馬和全世界都極為重要，所有的聖徒都寫信向她致謝。傑羅姆的信還留存到現在，信的內容包含荒謬的推測、充滿生氣的雄辯詞句，以及非常奇特的事實，有些與羅馬的圍城和遭到洗劫有關。


[346]
 　[譯注]查理五世(1500—1558A.D.)就是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稱查理五世，鎮壓西班牙城市的叛亂，反對宗教改革和新教，連年與法國和土耳其發生戰爭，奪取歐洲霸權失敗後，於公元1556年退位。


[347]
 　蘇格拉底的看法毫無事實根據而且理由也不充分，他說阿拉裡克接到信息說是東部帝國的大軍已經開到，即將對他發起攻擊，所以就趕快逃走。


[348]
 　羅馬奠基前48年(大約是公元前800年)，托斯卡尼納人建立卡普阿和諾拉兩個城市，相距約23英里，但後者一直默默無聞。


[349]
 　謙卑的保利努斯曾說，他相信聖費利克斯會愛他，至少會像主人愛他的小狗一樣。


[350]
 　懸筱木會形成範圍廣大的樹蔭，所以深受古人喜愛，從東部一直繁殖到高盧。普裡尼提到有些樹長得非常巨大，有一棵大樹生長在維利特拉的皇家莊園裡，喀利古拉稱它是自己的窩巢，僅是一根樹枝就能遮蓋一張很大的桌子，連同皇帝和相當數量的隨從。普裡尼很奇怪地稱呼這些人是「受庇之輩」，像這種表示的方式也可以用在阿拉裡克身上。


[351]
 　格雷的一首詩頗能表現出當時的景況，比起編年的記載史要真實得多：光輝燦爛的南國那金色的田園，蹂躪的鐵蹄夾雜著淒厲的哀怨；蠻子遠離冷酷的寒冬何其愉悅，享受溫暖的長日和碧空的明月；盛開的玫瑰清新芬香，襲人如炙，在勝利的歡宴中痛飲葡萄美酒。


[352]
 　喬南德斯認為阿道法斯曾第二次前往羅馬搶劫，當然這個可能性很小，然而他同意奧羅修斯的說法，說哥特君王和霍諾留已經簽訂和平條約。


[353]
 　哥特人撤離意大利和第一次抵達高盧，整個狀況曖昧不清而且產生很多疑點，我從馬斯庫那裡獲得很大的幫助。他把當時破碎的編年史和殘缺的資料搜集以後，經過整理，產生前後連接成為整體的歷史。


[354]
 　奧羅修斯以及馬塞利努斯和埃達提烏斯所寫的編年史認為，哥特人到最後一次圍攻羅馬，才將普拉西狄亞帶走。


[355]
 　西哥特人(是阿道法斯的臣民)後來制定法律限制婚姻之愛的慷慨贈予。在結婚後第一年之內，丈夫送給妻子禮物和產業，使妻子獲得利益是不合法的行為。同時不論在任何時候，出手再大方也不能超過財產的十分之一。倫巴第人在這方面要豪爽得多，他們在新婚之夜後要付「喜錢」。這種名聲響亮的禮物是對女性保持貞操的報酬，相當於丈夫財產的四分之一。有些婦女富於心機，事先就按規定索取禮物，事實上她們早已失去獲得禮物的資格。


[356]
 　我們從歷史學家奧林庇多魯斯那裡獲得有關婚禮的詳情。


[357]
 　可以經由布凱的著作參閱法國歷史學家偉大的收藏品。有位不為當代所器重的無名作家認為，這些基督徒禮拜所用的器具原來屬於所羅門神廟所有，要是說能代表什麼意義，只能說必須洗劫羅馬才能發現這些東西。


[358]
 　西森南德在西班牙繼承王座的時間是公元631年。達戈伯特挪用20萬金幣，用來為聖丹尼斯教堂奠基。


[359]
 　根據戈吉省長的意見，這塊巨大的翡翠還有雕像和圓柱，古代都放置在埃及，後來被帶到加底斯以及君士坦丁堡，看來是彩色玻璃做的人工製品。這個著名的翡翠盤在熱那亞展示過，的確有值得懷疑之處。


[360]
 　這件寶物又稱所羅門之桌，按照東方人的習慣，會把世間所有知名和壯觀的古物，全部歸於這位君王所有。


[361]
 　菲羅斯托傑斯提到，霍諾留擺出凱旋式的行列進城時，勉勵羅馬人用勤勞的雙手和不斷地祈禱，重建他們的城市，同時編年史也讚許赫拉克利亞安的功績。


[362]
 　克勞狄烏斯·魯提利烏斯·努馬提阿努斯在發航的那一天，因為遭遇困難無法成行。但斯卡裡傑精於天文和星象，他在公元416年9月24日離開羅馬，到10月9日到達波爾圖開始裝船。魯提利烏斯在這趟饒有詩意的旅程中，用非常興奮的語氣寫信到羅馬表示恭賀之意。


[363]
 　奧羅修斯在阿非利加撰寫這部分歷史時，離事件發生不過兩年，然而著作所述很多未必與事實相符。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說是赫拉克利亞安有700艘船和3000人馬，後面這個數目一定有誤，至於前面那個數字我倒沒有意見。


[364]
 　[譯注]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載，薛西斯的艦隊早已集結了1207艘戰船和3000艘運輸船，可參閱希羅多德《歷史》第七卷；亞歷山大遠征波斯的艦隊，初期有160多艘戰船和大批運輸船，參閱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第一卷。


[365]
 　埃達提烏斯的編年史對這件事有記載，但根本無法令人相信，裡面提到赫拉克利亞安前進到達翁布裡亞的奧特裡庫盧姆，在一場大戰中全軍覆沒，損失1.5萬人。


[366]
 　所有用赫拉克利亞安的名義所執行的合法行為全部無效，要恢復到原來的狀況。


[367]
 　我不願提到很多無聊的謠傳，像是霍諾留得到失去羅馬的急報，等他知道這不是他所喜愛的鬥雞(因為這隻雞取了「羅馬」這個名字)，只不過是世界的都城而已，於是就放下心來。但這種傳聞在民間甚囂塵上。


[368]
 　索佐曼非常讚賞這種負隅頑抗的行為，出自教會歷史學家之口倒是令人覺得奇怪，也會引起反感。他提到吉隆提烏斯的妻子是基督徒，從容赴義給她的宗教信仰帶來榮耀，獲得不朽的名聲。


[369]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430—479A.D.，詩人、克萊蒙主教)在指責君士坦丁的反覆無常、約維努斯的機智靈巧和吉隆提烏斯的奸詐背信後，認為這些僭主所有的惡行都集中在達爾達努斯一個人身上。然而這位統領在世上已獲得可敬的名聲，甚至教會對他也都極為推崇，他與聖奧古斯丁和聖傑羅姆保持通信，後者甚至稱他為「尊貴的基督徒」。


[370]
 　這種表示的方式並不誇張，奧林庇多魯斯在希臘原文裡提到，這是一種匈奴人使用的陷阱，可以用來捕捉敵人，或者用來遲滯敵人的行動。


[371]
 　埃達提烏斯希望國家發生這些災難，可以用先知但以理的預言來解釋，因而要修改事實的情節，以符合預言的內容。


[372]
 　馬里安納(1536—1623A.D.，西班牙歷史學家)在奧羅修斯的著作裡讀到，蠻族要把刀劍打造成耕種的犁頭。很多省民願意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認為比受盡羅馬人的壓搾要好得多。


[373]
 　照喬南德斯提出的體制，哥特人王座的繼承權掌握在阿馬利人手裡，但他所指稱的君主現在是匈奴人的臣屬，在遙遠的日耳曼和西徐亞指揮東哥特人的部族。


[374]
 　君士坦丁堡獲得阿道法斯的死訊，就張燈結綵舉辦各種活動大肆慶祝。希臘人在這種狀況下，到底是痛恨蠻族還是拉丁人，倒是令人感到懷疑。


[375]
 　這個時刻得到供應可以解燃眉之急。在西班牙的汪達爾人用「特魯利」這個稱呼來侮辱哥特人，因為他們已陷入極端悲慘的境地，就是1個金幣才能換到1個「特魯利」的麵粉，也就是半磅的重量。


[376]
 　普洛斯帕的編年史記載羅馬人凱旋。有關阿道法斯之死和瓦利阿的功勳，奧林庇多魯斯、奧羅修斯、喬南德斯及埃達提烏斯和伊希多爾的編年史都曾提及。


[377]
 　奧羅修斯讚許勃艮第人溫和謙恭，對待高盧的臣民像是基督徒的弟兄。馬斯庫在他的大作《古代日耳曼史》最後的註釋裡，把日耳曼王國的淵源交代得很清楚。


[378]
 　除了在普洛斯帕的編年史裡可以找到一點可疑的線索，在7世紀以前從未提到過法拉蒙德的名字。《法蘭克人言行錄》一書的作者認為，法拉蒙德的父親馬爾科米爾被放逐於托斯卡納時，把他推薦給法蘭克人，後來成為他們的國王。


[379]
 　佐西穆斯提到不列顛和阿摩裡卡的叛變，只是簡短的幾句話。古物學家，甚至連偉大的卡姆登，由於對歐陸的歷史不夠瞭解，也犯了很多錯誤。


[380]
 　兩位國家地理學家瓦羅瓦和丹維爾，在他們的作品《古代高盧一覽》裡，定出阿摩裡卡的界限，這個名字在過去表示很廣泛的地區，後來的範圍縮小很多。


[381]
 　杜博斯神父的體系，就這部分而言，我認為要提出抗議，孟德斯鳩也大聲疾呼加以反對。


[382]
 　普羅科皮烏斯曾經提到這件重要的史實，一般人都忽略不加理會。甚至就是比德(673—735A.D.，英國天主教神父和教會史學家，死後被封為聖徒)也知道，羅馬人最後是在霍諾留統治時期離開不列顛。然而現代的歷史學家和古物學家，都延長了羅馬人的統治期限。有些人認為從他們離開到撒克遜人抵達，其中的間隔只有幾個月的時光。


[383]
 　比德沒有忘記為對付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不列顛偶爾可獲得軍團援助。以後還有更為可信的證據，獨立的不列顛人徵召1.2萬人，到高盧為安特彌烏斯皇帝服役。


[384]
 　我有義務說清楚歷史真相，這一節所敘述的情況，有的只能靠臆測和類推。我們的語文在表達方面很呆板，有的地方不合文理，只能捨棄多餘的修飾而採用單純的陳述。


[385]
 　這33個城市都有明確的記錄，其中2個是自治城市，9個是殖民區，10個是比照拉丁地區給予公民權的城市，還有12個是有納稅義務的城市。


[386]
 　活躍而博學的古物學家認為，有幾個部族的不列顛君王，從克勞狄到霍諾留時代，雖然有較次級的管轄權，但還是在繼續實施統治。要是我們採用這種不可能的說法，那倒會比較容易解釋他們為何能在之後獲得權力。


[387]
 　在《職官志》裡有很明確的證據，7個行省是維尼西斯、濱海阿爾卑斯、第一和第二納博訥、諾溫姆·波普利以及第一和第二阿基坦。杜博斯神父依據欣克馬爾的著作，將第一阿基坦換成了第一盧格杜尼西斯或稱里昂尼斯。


[388]
 　蒙福孔神父在本篤會修院院長的命令下，著手進行吃力的編纂工作，把聖克利索斯托的著作編成對開本十三卷。他基於個人興趣搜集大量倫理學的書籍，有些是奇特的古物，可以說明狄奧多西時代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


[389]
 　按照並不精確的推算，一艘船順風行駛一晝夜的距離是1000斯塔德或是125英里。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公元前1世紀希臘歷史學家)計算從帕拉斯·梅奧蒂斯到羅得島的航程是10天，從羅得島到亞歷山大裡亞是4天。在尼羅河上航行，從亞歷山大裡亞到北迴歸線上的賽伊尼，因為逆流而上最少也要10天。他提到在熱帶地區的邊緣已非常炎熱，這倒沒有什麼不對，但在說到處於北緯47度的梅奧蒂斯海，就像在北極圈一樣，就未免言過其實。


[390]
 　巴爾修斯就一個評論家而言，對於作者的敬仰已經到盲目崇拜的程度。他特別喜愛克勞狄安寫來諷刺優特羅皮烏斯的兩卷詩，認為要優於其他的作品。這幾首諷刺詩確實文雅而又生動，要是抨擊不那麼含混閃爍而又能平心靜氣，當作史料運用就會更有價值。


[391]
 　詩人生動地描述優特羅皮烏斯的殘疾非常正確，克利索斯托的證詞很可信，也贊同他的說法。克勞狄安提到，當優特羅皮烏斯把臉上塗的粉洗掉以後，面孔都是皺紋，像是極為醜陋的老婦人。他特別指出一個宦官從年輕到年老，相貌很難看出有什麼很大的差別，這點倒是經驗之談。


[392]
 　克勞狄安用誇張的語言，列舉許多令人驚異的事物，像是生出怪物、會說話的動物、降下血雨和石塊以及天上出現兩個太陽等。第一卷詩最後的結語，是羅馬女神贈給寵愛的霍諾留一段頌詞，其中對她自己新近受到的侮辱也提出辯駁。


[393]
 　克勞狄安用非常高雅的頌詞，推崇馬利烏斯·狄奧多魯斯的文職官位和哲學作品。


[394]
 　佐西穆斯說他「醉倒在財富中」，這種表達的方式非常有力。蘇達質的《辭書》和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裡，都大加責罵優特羅皮烏斯的貪婪。克利索斯托經常規勸這位嬖佞，過量的財富會帶來虛榮和危險。


[395]
 　克勞狄談及阿布登提烏斯的罪行和放逐，這是諷刺詩人最好的材料。他把銅牛送給法拉裡斯，可以在第一次審判時拿來使用。


[396]
 　奧埃西斯是利比亞沙漠中一個面積很大的綠洲，用泉水灌溉能夠生產小麥、大麥和椰棗。這個綠洲從北到南要走3天，寬度大概有半天的行程，從尼羅河畔的阿比杜斯向西走5天可以到達。奧埃西斯四周被寸草不生的沙漠圍繞，它那肥沃的景像在對比之下，被稱為幸福的島嶼。


[397]
 　巴爾托盧斯認為要放在心裡不動聲色，巴爾達斯的意見是現在等於在地獄裡受煎熬，我個人的看法是繼續傚法謹慎的海尼修斯。我必須贊同巴爾托盧斯的原則，在情緒上我偏向於巴爾達斯的感受，然而巴爾托盧斯的原則被紅衣主教黎塞留的律師很莊重地引用，德行高潔的德·索被謀殺，優特羅皮烏斯應該負責。


[398]
 　不過，讓人感到懷疑之處，是這種法律與日耳曼的自由理念完全相違，結果還是偷偷摸摸放進教皇的詔書。


[399]
 　佐西穆斯對特裡比基爾德和蓋納斯的叛變，有冗長而詳盡的敘述(他保留很多重要情節)。克勞狄安用來醜化優特羅皮烏斯的第二卷詩，提供了很多歷史材料，當然有的地方還不夠完整。


[400]
 　克勞狄安很精確地說明，弗裡吉亞人的歷史悠久，很早就向四周擴展，由於比提尼亞人在色雷斯、希臘和高盧建立殖民區，疆域才受到限制慢慢縮小。他敘述弗裡吉亞的土地肥沃，有四條河流出產黃金，不僅正確而且非常生動。


[401]
 　克勞狄安對馬斯亞斯河流入邁安德河的狀況，與索恩河流入萊茵河做比較，不同之處是弗裡吉亞兩條河匯合以後，流速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慢。


[402]
 　塞爾吉是拉棲代蒙人的殖民地，有2萬市民，到佐西穆斯時代沒落為一個小鎮。


[403]
 　希臘的歷史學家證實蓋納斯和特裡比基爾德的謀叛事件，但是並沒有傳入克勞狄安耳中，所以他把東哥特人的叛變歸於特裡比基爾德的黷武好戰，還有就是說他聽從妻子的勸告。


[404]
 　只有菲羅斯托傑斯提到這件軼事，不僅奇特也很受重視，哥特人的叛亂和宮廷的密謀有牽連。


[405]
 　克利索斯托在另外一次講道中很高興地宣佈，只要優特羅皮烏斯不離開教堂就不會被逮捕。佐西穆斯不以為然，聲稱他的敵人逼他離開聖所，然而給他承諾就是證據，說明事先已經有協議。克勞狄安也提到對他的安全給予有力的保證。


[406]
 　依據《狄奧多西法典》上的記載，這份詔書的時間(公元399年1月17日)存在錯誤，優特羅皮烏斯的失勢發生在那年的秋天。


[407]
 　狄奧多里特力稱克利索斯托提出虔誠的抗議，在他自己的作品裡沒有看到有關的記載，但是他暗示已經獲得成功。這點證明與事實不符。蒂爾蒙特發現皇帝為了滿足蓋納斯貪婪的索求，只有把使徒大教堂的金銀器具熔掉。


[408]
 　教會歷史學家重視輿論，有時會加以引導，但是也會全盤接納，因而非常有信心地認定，有一大群天使在護衛著君士坦丁堡皇宮。


[409]
 　佐西穆斯談及這種戰船的得名來自黎本裡亞人，速度跟50只槳的船隻不相上下(並沒有說明兩者不同之處)，但是要較三層槳船差很多，不過三層槳船已經很久沒有使用了。然而他從波利比阿所發表的見解得到很合理的結論，說是布匿戰爭時代所建造的戰船，在型號上要大很多。自從羅馬帝國控制整個地中海以後，戰爭不需要大型戰船，建造的技術式微，以致完全被遺忘。


[410]
 　契斯浩爾從加利波利經過哈德良堡到多瑙河的行程，要花大約15天。他與英國大使一道走，所帶的行李要裝71輛四輪大車。這位學識淵博的旅行家聲名顯赫，曾經跋涉阻礙重重、人跡罕至的路線。


[411]
 　佐西穆斯認為蓋納斯確實渡過多瑙河，但這說法必須修正，因為按照蘇格拉底及索佐曼的說法，蓋納斯是在色雷斯被殺，亞歷山大裡亞和帕斯卡爾的《編年史》都記載了正確可信的日期。赫勒斯滂海戰勝利是在12月23日(按照羅馬人的曆法是元月的朔日前第十日)，蓋納斯的頭顱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是次年的1月3日。


[412]
 　歐西比烏斯寫出哥特戰爭的敘事詩獲得了很大的名氣，那時他正在軍中服役，對戰況很清楚；過了40年後，阿摩尼奧斯在狄奧多西皇帝的面前，朗誦相同題材的另一首詩。


[413]
 　蘇格拉底的作品第六卷、索佐曼的作品第八卷和狄奧多里特的作品第五卷，對約翰·克利索斯托的平生提供翔實可信的材料。除了這幾位眾所周知的歷史學家，我還引用四種主要的聖徒傳記：(1)《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辯護錄》這本書非常感人，作者的立場公正，用對話的形式寫成，以獻給海倫波裡斯主教帕拉狄烏斯的名義出版，主教是作者志同道合的教友，對此事非常熱心，這本書也刊入克利索斯托的一些作品；(2)稟性溫和的伊拉斯謨斯(1466—1530A.D.，人道主義者)為克利索斯托寫了一本傳記，他的敘述生動活潑而且充滿善意，表現出行文的獨特風格，但是本著教會古物學家的習性，對於重要的事項忽略不提，這是無法避免的缺失；(3)博學的蒂爾蒙特以無比的耐心和宗教的觀念編纂聖徒的傳記，仔細研究克利索斯托卷冊浩瀚的作品；(4)蒙福孔神父是個工作勤奮的編纂家，曾經閱讀有關的書籍，發現若干新的講道稿，作為參考寫出克利索斯托的傳記。


[414]
 　我對於克利索斯托數量龐大的講道辭幾乎沒有接觸，兩位教會學者伊拉斯謨和迪潘(1657—1719A.D.，法國神學家)寫出內容豐富立場持平的著作，使我深獲信心，然而前者良好的鑒賞力會因過分喜愛古物而產生偏失，而後者有時顧慮太多就會遷怒於人。


[415]
 　君士坦丁堡的婦女分為兩派，有的仇視克利索斯托，但更多人對克利索斯托忠心耿耿。三位出身高貴而富有的寡婦馬莎、卡斯特裡西婭和優格拉菲婭是贊成迫害的主要人物。這位講道人當眾指責她們華麗的穿著、年齡和醜陋的面容，使她們不得不有所收斂，更因而懷恨在心。但奧林匹婭斯因宗教的狂熱展現虔誠的行為，因而獲得聖徒的稱號。


[416]
 　索佐曼還有蘇格拉底，認為克利索斯托真正的個性是克己復禮、溫文儒雅，做人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要是他們真這樣想，那對盲從衝動的導師是一種冒犯。這兩位歷史學家生在下一個世代，此時暴力活動已經緩和下來，再加上他們交談的對象是與這位聖徒雖然熟悉但並不完全瞭解的人，所得印象與事實就難免大相逕庭。


[417]
 　帕拉狄烏斯就這方面為大主教做出義正詞嚴的辯護：(1)他從不飲酒；(2)他的腸胃不好，需要特殊的飲食；(3)事務繁重、讀書研究和虔誠祈禱，經常使他戒食到日落；(4)他厭惡盛大宴會上喧囂的談話和輕佻的舉止；(5)他要節省金錢拿來接濟貧苦大眾；(6)在君士坦丁堡這樣大的都城，邀請客人難免產生疏忽，他顧慮會引起忌恨和指責。


[418]
 　克利索斯托很坦率地宣稱，大多數主教都會得救，但擔心少數會遭到報應。


[419]
 　我故意略而不提這些在埃及僧侶之間發生的爭論，像是有關奧利金教義和擬人論的問題；還有提奧菲盧斯的欺騙和暴力行為，運用手腕操控頭腦簡單的埃皮法尼烏斯，他那身材高大的弟兄受到迫害不得不逃走；以及這些僧侶在君士坦丁堡從克利索斯托那裡獲得並不穩靠的支持。


[420]
 　佛提烏保存橡樹園宗教會議的原始提案，用來對付錯誤的主張和行為。克利索斯托至少受到36位主教的譴責，其中有29位是埃及人，對他的判決書上有45位主教簽名同意。


[421]
 　帕拉狄烏斯承認，若君士坦丁堡的民眾找到提奧菲盧斯，定會把他丟進大海。蘇格拉底提到暴民和亞歷山大裡亞的水手發生打鬥，多人受傷及失蹤。只有異教徒佐西穆斯提及僧侶的屠殺，他認為克利索斯托有特殊才能，能領導不識字的群眾。


[422]
 　我們認為這自然是佐西穆斯的指控，但是值得注意之處，蘇格拉底和帕斯加爾《編年史》都肯定是正統基督徒下的毒手。


[423]
 　西塞羅用一個演說家和政治家的語氣，表示出這種似是而非的動機。


[424]
 　克利索斯托還有242封書信傳世，這些信寫給各種不同的對象，表現出堅忍不拔的毅力。西塞羅遭到放逐以後怨天尤人，實在難以望其項背。在第十四封信裡，特別提到在旅途所遭遇的危險。


[425]
 　克利索斯托被放逐以後，提奧菲盧斯刊行了一本篇幅冗長內容惡毒的作品，用文雅的詞句不斷對他發起攻擊，說約翰·克利索斯托的靈魂裡摻雜著魔鬼的思想，不僅罪有應得，還要受到更嚴厲的懲罰。聖傑羅姆在他的朋友提奧菲盧斯請求之下，把這本「有益世道人心」的作品，從希臘文翻譯為拉丁文。


[426]
 　克利索斯托的繼任者阿提庫斯，在公元418年將克利索斯托的名字鑲嵌在君士坦丁堡大教堂的彩色窗戶上，過了10年他被尊為聖徒。西裡爾繼承他叔叔提奧菲盧斯的職務，迫於形勢也只有屈服。


[427]
 　這件事使聖約翰修會能夠與主教的繼任者重歸舊好，他們過去一直不願承認主教職務的繼任者。在克利索斯托的一生中，聖約翰修會實施正統的領受聖餐儀式，受到天主教徒的尊敬，但是他們過於固執，瀕臨與教會分裂的邊緣。


[428]
 　根據有些記載，說是受到尊敬的聖徒遺體從科馬納遷出前，皇帝被迫寫信去邀請並且表示歉意。


[429]
 　加沙的波菲利在該城摧毀8所異教徒廟宇，宗教狂熱更加高漲。


[430]
 　傑羅姆用生動鮮明的筆調敘述，帶來毀滅的蝗蟲像烏雲遮天，遍佈巴勒斯坦的土地，及時吹起的一陣大風把部分蝗蟲刮進死海，其餘都吹到地中海裡。


[431]
 　這種傳說雖甚囂塵上，但只有普羅科皮烏斯形諸文字。蒂爾蒙特很有理性地辯稱，這種說法帶來很多好處，他的評論並沒有受到教會權勢的曲解，因為普羅科皮烏斯和阿戈西阿斯都算是半個異教徒。


[432]
 　安特彌烏斯是菲利普的孫子，也是君士坦提烏斯的大臣，也是後來安特彌烏斯皇帝的祖父。他卸下波斯大使職務後，在公元405年擔任執政官及10年的東部禁衛軍統領。


[433]
 　索佐曼在比提尼亞的奧林匹斯山附近看見錫裡人在工作，私心感到極為欣慰，認為這個民族現在只剩下這些俘虜，其餘已經全部被消滅。


[434]
 　蘇伊達斯相信涅克塔裡烏斯教派所說的話，據稱普爾喀麗婭之所以生氣要對付教派的創始人，是因為涅克塔裡烏斯指責她與英俊的保利努斯發生不正常關係，同時還與她的弟弟通姦亂倫。


[435]
 　弗拉西拉是最年長的女兒，在阿爾卡狄烏斯之前死亡，也可能活到公元431年，身心方面有缺失或是殘疾，沒有獲得任何位階或頭銜。


[436]
 　普爾喀麗婭一再從夢中得到啟示，說有個地點埋著40位殉教者的遺骸。此地原來是君士坦丁堡一個貴婦的住家和花園，後來當作馬其頓僧侶的修院，最後成為聖泰爾蘇斯教堂，是由在公元397年擔任執政官的愷撒裡烏斯建造，有關遺骨的回憶幾乎為人所遺忘。雖然賈丁抱著很仁慈的看法，但是很難為普爾喀麗婭找借口，說她沒有受騙上當，這件事發生時她至少已經35歲。


[437]
 　兩位教會歷史學家間有明顯差異，表面上要裝出相類似的模樣。索佐曼把一切成就都歸功於普爾喀麗婭統治帝國，對自己的弟弟給予良好的教育，但是他對狄奧多西二世並沒有讚許。蘇格拉底裝出不願接受恩寵和名聲的姿態，但是他給皇帝寫出精心推敲過的頌詞，而且很小心地壓下他姐姐的氣焰。菲羅斯托傑斯用溫和而奉承的語氣表示普爾喀麗婭的影響力，蘇伊達斯恢復狄奧多西的本來面目。我按照蒂爾蒙特的例子，運用現在希臘人研究所得的一些成就。


[438]
 　西拉斯主教是當代博學而虔誠的人士，最早讚許狄奧多西服從神的律法。


[439]
 　蘇格拉底提到她的名字(雅典娜斯，雅典詭辯家萊昂提烏斯的女兒)、受洗和婚姻，以及在詩學上的造詣。有關她的歷史最早記載是在約翰·瑪拉拉的作品和帕斯卡爾《編年史》之中，這些作者也許看過優多西婭皇后當年的畫像。現代希臘人、佐納拉斯(11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和昔德雷努斯(11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全喜愛這則傳奇故事，並不是欣賞她的才華。實在說，我從尼西福魯斯的作品中推測她的年齡，這位羅曼史的作者好像缺乏想像力，當雅典娜斯引燃年輕皇帝心中愛意時，她的年齡已有28歲。


[440]
 　[譯注]《但以理書》是但以理及同伴親身經歷的記錄，以及但以理所得到的啟示，其中見證的事有拒吃王膳、大像之夢、火中遊行、大樹之夢、解釋文字及脫離獅口等；但以理所見異象有四獸、二羊、七十個七、末世的異象等，參閱《聖經》《舊約全書·但以理書》。《舊約全書·撒迦利亞書》的主題是努力重建聖殿，恢復敬拜的生活，分為兩大部分，前面是建殿期間的信息，後面是建殿完成後的預言；預言方面提到彌賽亞，諸如被猶大以30個銀幣出賣、受到打擊以及身體被扎傷等，還有就是後世的預告，諸如耶路撒冷被圍、仇敵得勝、主的再臨、神最後的審判和千禧年的景況等，參閱《聖經·撒迦利亞書》。


[441]
 　荷馬式的集句詩現在還存世，一再刊印出版，但是還有很多乏味的作品被認為是優多西婭的手筆，引起學者的爭論。《愛奧尼亞》是一本包羅萬象記載歷史和神話的辭典，是為另外一個名叫優多西婭的皇后所編纂，她是11世紀的人，這本作品還有手抄本存世。


[442]
 　[編者注]海倫娜太后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以信仰虔誠聞名於基督教世界。


[443]
 　巴羅尼烏斯著作等身，而且文體華麗，但是他受到指責，把不同時代很多謬誤的史實，不考慮真實性如何就全部放在一起。


[444]
 　若要提優多西婭的醜聞，我倣傚埃瓦格裡烏斯(346—399A.D.，基督教神秘主義者)和馬塞利努斯伯爵的謹慎做法，可以參考《編年史》在公元440年和公元444年的記載。這兩個可信的年份是後者指定，可以推翻希臘人很多不實的傳言。至於像「蘋果」這種聳人聽聞的故事，只可見於阿拉伯人的《一千零一夜》，在那裡沒有什麼事不能發生。


[445]
 　普裡斯庫斯是當代人士，也是一個廷臣。他提到她時直呼其名，不管是用異教徒或基督徒的名字，都沒有加上表示尊敬的名號和頭銜。


[446]
 　有關優多西婭的兩次朝聖以及常住耶路撒冷，還有她的宗教生活和樂善好施，都可以參閱蘇格拉底和埃瓦格裡烏斯的著作，也要留意帕斯卡爾《編年史》的記載。在有關安條克的歷史方面，約翰·瑪拉拉是最權威的作者。蓋內神父在關於豐饒巴勒斯坦的回憶錄(我只看到摘要)中，計算出送給優多西婭的禮物價值20488磅黃金，約合80萬英鎊。


[447]
 　蘇格拉底是記敘波斯戰爭最權威的作者，我們同樣可以參閱帕斯卡爾、馬塞利努斯和瑪拉拉所編這三種《編年史》。


[448]
 　本書所述亞美尼亞王國的滅亡和瓜分，取材自克裡尼的摩西(5世紀亞美尼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所著《亞美尼亞史》第三卷。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他都是最佳的歷史學家，他可獲得當地的資料，具有滿腔的愛國情操，保持很特殊的見解，強烈表現本土和當代的歷史感。普羅科皮烏斯用不同的方式敘述相同的事實，我所選的情節本身可信，而且與克裡尼的摩西所記矛盾最少。


[449]
 　亞美尼亞的西部在宗教儀式和課程中使用希臘語和希臘文字，但在東部行省使用這種腔調會受到波斯禁止之後，只有使用敘利亞語。等到5世紀初葉梅斯洛比斯發明亞美尼亞字母，接著就把《聖經》翻譯為亞美尼亞文。原來與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密切的教會和民族關係，在這件事情發生後漸趨鬆懈和冷淡。


[450]
 　土耳其亞美尼亞現在的首府是阿爾澤隆姆，狄奧多西波裡斯的位置在首府東邊約35英里的地方。


[451]
 　[譯注]祆教亦稱瑣羅亞斯德教或拜火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由波斯人瑣羅亞斯德(628B.C.—551B.C.)所創，目前祅教徒被稱為帕西人，一直受到伊斯蘭教徒的憎惡和迫害。祆教的元素有地、水、火、風、日和月，尤其是稱為密特拉的火、光和太陽是最被崇拜的對象。


[452]
 　按照亞美尼亞使徒聖格列高利所訂的制度，大主教通常由皇室人員擔任，這樣可限制僧侶階層的影響力，使主教以下的神職人員能與群眾打成一片。


[453]
 　阿薩息斯皇室的分支仍舊存在，出任亞美尼亞的省長和總督等職位。


[454]
 　公元前130年，波斯國君擊敗安提奧庫斯·西德特斯以後，立即封他的弟弟瓦拉薩息斯為亞美尼亞國王。由於最後幾位國王在位時期非常混亂，所以我們認為卡爾西頓會議(431A.D.)以後，亞美尼亞王國才真正滅亡，而且是在波斯國王瓦拉尼斯或稱巴赫拉姆在位期間，也就是公元420年到公元4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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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章 霍諾留殞身 瓦倫提尼安三世繼位為西羅馬皇帝 母后弄權 埃提烏斯和卜尼法斯的對決 汪達爾人攫取阿非利加(423—455 A.D.)


 一、霍諾留逝世後權臣的篡奪和敗亡(423—425A.D.)

西羅馬皇帝霍諾留在漫長而可恥的28年臨朝期間，與統治東部的兄弟和後來的侄女，一直保持著斷絕來往和拒人千里的關係。君士坦丁堡懷著漠不關心和幸災樂禍的態度，來看待羅馬所遭遇的災難。普拉西狄亞戰勝了一系列的困難，逐漸重建起兩個帝國的情誼，讓兩國緊密團結。狄奧多西大帝的女兒曾經是哥特人的俘虜和皇后，在摯愛的丈夫遭族人謀殺後，被盛氣凌人的兇手當罪犯押解，後來終於報了血海深仇。拉文納宮廷與哥特人簽訂了一紙和平條約，用60萬斗小麥將她從哥特人手裡交換回來。等她從西班牙回到意大利，在自己家族又要面臨新的屈辱。未經她事先同意就講定的婚姻引起她強烈的反感，她一再表示不願意也沒有辦法。英勇的君士坦提烏斯征服僭主後回朝，霍諾留為了獎賞他立下的功勳，就將阿道法斯的孀婦許配給他為妻。皇家舉行的盛大婚禮軟化了她抵抗的意志，普拉西狄亞不再拒絕成為霍諾裡婭和瓦倫提尼安三世的母親，反而把心懷感激的丈夫管得服服帖帖。

這位心胸開朗的將領過去的生活以充滿樂趣的社交和軍中服役為主，現在受到教導而體驗到了貪婪和野心。他要求霍諾留授予他奧古斯都的頭銜，從霍諾留的部屬一躍而成為共同統治西部帝國的主人。君士坦提烏斯即位不過七個月就去世了，普拉西狄亞的權勢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大增。她與親哥哥之間不正常的親密關係，已經不是手足之情而是亂倫之愛。之後宮廷發生了一系列由地位低微的管家和保姆所引起的鉤心鬥角的事件，兄妹倆以往的深情被一筆勾銷。皇帝和他的妹妹發生爭執後，無法在皇宮內相處，特別是哥特人士兵只聽從皇后的命令，拉文納全城隨時會激起流血和危險的暴動。要想解決當前的狀況，就只能讓普拉西狄亞帶著她的兒女主動離開，如若不然用強迫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受到放逐的皇室人員在君士坦丁堡登岸時，正好遇到歡慶波斯戰爭勝利的節慶，接著就是狄奧多西二世的結婚，所以他們受到非常仁慈而且合乎身份的盛大招待。但東部宮廷連君士坦提烏斯皇帝的雕像都拒不接受，更不會承認他的未亡人奧古斯塔的名銜。在普拉西狄亞抵達後沒過幾個月，急報傳來霍諾留死亡的信息，他罹患水腫去世(公元423年8月27日)。這個重要的消息一直被壓住未發佈，等到需要他簽署派遣大批部隊前往達爾馬提亞海岸的命令時，才如紙包不住火一般洩露出來。君士坦丁堡的城門關閉七日，船隻全部停航，對於既不尊敬也無感情的外國君主，公眾用大聲喧囂和矯揉造作的場面來表示哀悼之意。

就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臣商量如何處理善後事宜時，一名野心勃勃的局外人士想要篡奪霍諾留空下的寶座(423—425 A.D.)。這個叛徒名叫約翰，他是皇帝身邊的樞密大臣，掌理機要，有很大的權勢。雖然他背離了所擔負的神聖職責，但歷史的記載卻對他相當優容。約翰因意大利順從他的統治而感到得意忘形，再加上他已經與匈奴達成了聯盟，於是派出使臣向東部皇帝宣示自己對西部帝國的統治權。等他知道他派出的使臣受到放逐或是監禁，最後全部被羞辱地驅離時，他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準備用武力來維護他所要求的權力。

東部帝國面對這種狀況，皇帝身為狄奧多西大帝的孫兒，應該御駕親征才是正理，但年輕的皇帝被醫師勸阻，很快打消了這種輕率而危險的想法。為了審慎起見，遠征意大利的重大任務全部交付給阿爾達布裡烏斯和他的兒子阿斯帕爾，他們在波斯戰爭中有著非常突出的表現，最後決定讓阿爾達布裡烏斯帶著步兵乘船，阿斯帕爾率領騎兵，陪伴普拉西狄亞和她的兒子瓦倫提尼安，沿著亞得裡亞海的海岸前進。騎兵部隊積極克服所有的困難，發起奇襲，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奪取了重要城市阿奎萊雅。這時阿斯帕爾得到了一個消息，帶給他極大的困擾。皇家艦隊被暴風吹得四分五裂，他的父親帶著兩艘船落在敵人手裡，被帶回拉文納的港口成為俘虜。然而這個看起來非常不幸的意外事件，對征服意大利卻產生了有利的影響。阿爾達布裡烏斯利用對方慇勤有禮的接待，以及給予他的自由行動的機會，盡量與部隊接觸，使他們產生忠誠和感懷之情。等到他認為發動密謀的時機成熟時，私下派人通知阿斯帕爾，令他趕快進軍。一個被普遍相信是天使化身的牧羊人，為東部的騎兵指出了一條無人知曉而且被認為無法通行的小路，引導部隊穿過波河的沼澤地區。經過短暫的戰鬥後，拉文納的城門被打開，部眾將毫無抗拒能力的僭主帶到征服者面前等候發落。約翰的右手被砍下來，騎上驢背遊街，忍受公眾的嘲笑，後在阿奎萊雅的賽車場中受到斬首的懲處。狄奧多西皇帝接到勝利的信息，就中止正在進行的賽車活動，帶領民眾在街道上唱著讚美歌，引導大家從橢圓形競技場走向教堂，把整天的時間用來進行感恩的禮拜儀式。


 二、瓦倫提尼安三世的繼位和母后的攝政(425—455A.D.)

根據各種先例，在通過選舉、繼承和世襲而產生的君主政體中，要想對女性錯綜複雜的權力要求以及附帶產生的繼位條件進行清晰的定義，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1]

 狄奧多西二世既擁有合法的血統也有征服敵人的功績，是羅馬人中唯一可以合法進行統治的皇帝。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可以讓自己的權力進一步擴張，但他那慵懶的天性逐漸讓他默認要遵從正確的政策，以保有東部為滿足。他明智地放棄了以下這些勞累的工作，比如：要與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蠻族進行遙遠而沒有把握的戰爭；還要確保意大利人和阿非利加人的順從，這些人的內心因迥然相異的語言和利益而與東部帝國疏離。狄奧多西二世毫無雄心壯志，決定向他祖父學習，採用穩健的做法，把堂弟瓦倫提尼安扶上西部皇帝的寶座(425—455 A.D.)。皇家的幼兒在君士坦丁堡為了顯示與眾不同的身份，已經被授予「尊貴者」的封號。他離開帖撒洛尼卡時，被擢升到愷撒的位階獲得尊榮。等征服意大利後，希利昂貴族以元老之尊得到狄奧多西的授權，在元老院議員到場觀禮下，祝賀瓦倫提尼安三世以奧古斯都的稱號登基，很莊嚴地授予他皇帝的冠冕和紫袍。
[2]



在統治羅馬帝國的三位婦女的同意下，狄奧多西和雅典娜斯的女兒優多克西婭被許配給普拉西狄亞的兒子，很快這對佳偶步入成年，完成婚禮後更能穩固忠誠的聯盟關係。在同時期，為了償還戰爭所花的費用，西部伊利裡亞從意大利的領土中分割出去，讓渡給君士坦丁堡政府管轄。
[3]

 東部皇帝獲得富裕而臨海的達爾馬提亞行省，可以改善當前的狀況，佔據更有利的地位。潘諾尼亞和諾裡庫姆的統治存在很大的危險，這片區域滿是亂哄哄的匈奴人、東哥特人、汪達爾人和其他蠻族，20年來一直是處於滿目瘡痍的狀況。狄奧多西和瓦倫提尼安依舊尊敬彼此的國家和家庭的聯盟義務，但對於羅馬政府的統一問題最後還是避而不談，這議題自然也就歸於無形。他們非常明確地宣佈，未來他們頒發的法律僅適用於自己的領土。如果認為發生的案件與對方有關聯，那麼經過本人簽署後，再送給獨立的共治者予以批准。
[4]



瓦倫提尼安在接受奧古斯都頭銜時只有6歲，他那漫長的幼年時期完全由他母親照管(425—450 A.D.)。她以監護人的名義照應國家大事，也可說是以女性的身份在西部帝國登基。普拉西狄亞對狄奧多西的妻子和姐姐所具有的聲譽和德行，只能感到嫉妒，無論是優多西婭文雅和優美的氣質，還是普爾喀麗亞明智和成功的政策，她都難以匹敵。瓦倫提尼安的母親喜愛掌握權力，雖然她不能公開運作，
[5]

 但卻以兒子的名義統治了25年。她那一無是處的兒子之所以如此，不免讓人產生懷疑，這是否完全是普拉西狄亞放縱的結果，磨滅了年輕人的進取精神，有意運用各種方法轉移他的注意力，讓他不再去追求任何崇高和榮耀的目標。

在那個尚武風氣日漸頹廢的時代，西羅馬的軍隊由埃提烏斯
[6]

 和卜尼法斯
[7]

 兩位將領指揮，特別是後者足以當得起最後的羅馬人的稱呼。他們只要齊心合力就可以挽救正在淪落的帝國，但就是因為兩人不和，才最終導致帝國失去阿非利加。雖然阿提拉因年歲的增長而令其過往的功績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擊敗他的入侵依然使埃提烏斯獲得了不朽的聲名。而馬賽的防衛和阿非利加的解救，充分證實了卜尼法斯伯爵的軍事才能。在戰場上，無論是局部的遭遇戰還是個人的單打獨鬥，他仍舊能使蠻族聞風喪膽。教士們，特別是他的朋友奧古斯丁，都受到他那基督徒的虔誠所感召。甚至有一次卜尼法斯想從世俗退休出家，他那毫無瑕疵的廉潔操守使人民讚許不已，就是軍隊也畏懼他那執法的公平和堅定。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很特殊的案例來對此進行說明，有個農夫前來控訴他的妻子和一名哥特士兵通姦，他受理以後交代農夫第二天前來法庭參加審理。到了傍晚伯爵獲得報告，派出去的人打探到幽會的時間和地點，他親自騎著馬在鄉間跑了10英里路，出其不意地抓住了這對犯罪的野鴛鴦，立即處死這名哥特士兵，第二天早晨把姦夫的頭拿出來，使得農夫心服口服。

埃提烏斯和卜尼法斯的能力都可獨當一面，在不相隸屬的狀況下對付國家敵人，但他們過去的經歷決定了誰才是普拉西狄亞太后真正賞識和相信的人。在她遭到放逐和迫害時，只有卜尼法斯以永不動搖的忠誠一直大力擁護她，為她提供阿非利加的部隊和金錢來剷除叛徒，充分證明了這是她手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同時，埃提烏斯卻支持這場叛變，他不僅滿腔熱血且積極主動，率領一支六萬匈奴人的軍隊從多瑙河趕到意大利邊界，前來為篡賊賣命助陣。約翰的早死逼得他不得不放棄有利的條約，雖然他身為瓦倫提尼安的臣民和部將，但內心可能還存著叛逆的念頭，繼續與蠻族盟友保持秘密聯繫。帝國以大量的賞賜和承諾，換取這些部族撤離意大利的保證。但對於太后的統治，埃提烏斯始終掌握著最重要的因素而能無往不利，那就是運用奉承和阿諛的手段，竭盡全力拉攏拉文納的宮廷，拿忠貞和友情的面具掩蓋他惡毒的企圖。他最後還使出精心設計的陰謀，欺騙他的女主人和一無所知的敵手。就一個柔弱的婦女和一個英勇的將領而言，他們在這方面根本不會產生任何疑惑(427 A.D.)。

埃提烏斯私下向普拉西狄亞進言，
[8]

 將卜尼法斯從阿非利加政府調回。同時又派人秘密勸告卜尼法斯，不要聽從拉文納宮廷的召喚。一方面他將判處死刑的命令送給卜尼法斯，另一方面對普拉西狄亞暗示，如果卜尼法斯拒絕回拉文納，那就是即將發動叛亂的信號。等到誤信人言的伯爵為了保護自己，在行省採取各項措施建立軍備時，埃提烏斯就吹噓他有先見之明，豈不知這場叛亂全是他一手促成。宮廷要是能用穩健的態度來檢視卜尼法斯真正的動機，他就會重新恢復善盡職責的信心和對國家的忠誠服務。埃提烏斯還不擇手段，使出各種伎倆來煽風點火。伯爵受到這些小人之言的迫害，決定孤注一擲，希望能使對方不敢發起攻擊，並在必要時能擊退入侵的敵軍。但他現在率領的是一些軍備不振未經訓練的阿非利加人，要想抵抗西方的正規軍隊，而且指揮者是他的敵人，擁有不容他小覷的軍事才能，這根本是毫無把握的事，也無法激起大家的信心和士氣。在經過一番猶豫不決的考慮後，審慎和忠誠始終在內心掙扎不已。卜尼法斯派遣一個深獲信任的朋友，前往汪達爾人國王貢德裡克的宮廷，也可說是他的營地，建議雙方結成堅實的聯盟，並為汪達爾人提供各種條件良好的永久居留地。


 三、阿非利加的叛亂和汪達爾人的入侵(428—429A.D.)

哥特人撤走後，霍諾留在西班牙的統治雖然經過重建但還不太穩固，只有加利西亞行省例外。蘇維匯人和汪達爾人各自加強營地的防衛，兩族不和經常發生爭執，都要求獨立自主，所以產生強烈敵意。汪達爾人在各方面都佔有優勢，就把對手包圍在萊昂和奧維埃多之間的內瓦西亞山區，一直到阿斯提裡烏斯伯爵率大軍逼近，勝利這方的蠻族受到壓迫，或是激起恨意，就將戰場轉移到貝提卡的平原地區。汪達爾人快速的行動遭到堅決的抵抗，卡斯提努斯主將率領由羅馬人和哥特人組成的優勢兵力，前來迎擊。結果他在會戰中被劣勢敵軍擊潰，卡斯提努斯毫無羞恥之心地逃進塔拉戈納。

這場慘敗是對他孤軍輕進的懲罰，也是必然產生的結局。
[9]

 塞維爾和迦太基納成為暴虐的征服者到手的獵物，也是對勝利者最好的犒賞。汪達爾人在迦太基納港口發現一批船隻，很容易將部隊運到馬略卡島和梅諾卡島。逃難的西班牙人將他們的家庭和財富，都存放在島上隱秘的地點。航海的經驗和阿非利加的遠景，鼓舞了汪達爾人的進取心，使他們願意接受卜尼法斯對他們提出的邀請，貢德裡克的逝世更有利於冒險事業的進行。在已逝君王的皇子中，並沒有在身心方面突出的人物，於是族人選擇了貢德裡克的私生子弟弟繼承王位，他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人物，得到「恐怖的根西裡克」這個稱呼，讚美他為摧毀羅馬帝國而建立的功勞，可以與阿拉裡克和阿提拉相提並論。

汪達爾人的國王中等身材，因意外墜馬而使得一足微跛，他說話很慢，好似每一句話都要經過深思熟慮，富於心機並讓人感覺高深莫測。當他擊敗敵人後，不屑模仿敵人過奢華的生活，但當他被激怒或進行報復時，一定會趕盡殺絕，絕不心慈手軟。根西裡克的野心毫無限制和顧忌，這位武士善於運用各種暗中進行的陰謀活動，為了達成戰略目標，不僅收買盟友來加以利用，還會在敵人間散播仇恨與爭端的種子。就在他快要離開時，聽到外面傳言，說是蘇維匯人國王赫曼裡克將會蹂躪他所放棄的西班牙地區，根西裡克忍不下這種侮辱，迅速追擊退卻的蘇維匯人，一直追到梅裡達，把國王和他的軍隊趕下安納斯河
[10]

 ，獲勝的部隊平靜地回到海岸，準備踏上他的征服之旅。船隊載著汪達爾人越過現在的直布羅陀海峽，這條水道的寬度只有12英里。西班牙人為他們提供所需船隻，巴不得他們早點跑路，而阿非利加的將領引頸企望，希望獲得有力的援助。
[11]



在我們的想像之中，長久以來人們對於從北國蜂擁而出的好戰蠻族，習慣上會用誇張的語氣增加他們的人數。但等到根西裡克把軍隊集結在毛裡塔尼亞海岸(公元429年5月)，如果我們計算一下他們的數量，就會讓人大吃一驚。汪達爾人各部族聯合起來在英勇的君王領導下，花了20年的工夫，歷經辛苦的奮鬥，從易北河岸一路打到阿特拉斯山脈。他們的君王同時也統治著阿蘭人，而這個種族大約花掉世人一生的時光，從寒冷的西徐亞輾轉抵達極端炎熱的阿非利加。大膽的冒險行動為他們帶來希望，刺激著哥特民族很多勇敢的亡命之徒，以及很多瀕臨絕望的省民，他們也想用同樣的手段來獲得財富。這些省民過去遭到蹂躪，在這種狀況下把家業丟得一乾二淨。然而這些來自各方的群眾總數加起來，能夠成為作戰所需戰力的也不過5萬人而已。根西裡克運用技巧增強了他表面的實力，那就是指派80個千夫長，每位千夫長可以指揮1000人的部隊，於是就把老人、兒童和奴隸全部編入進去，整個軍隊的兵力擴大到8萬人。
[12]



在阿非利加普遍不滿的情勢下，根西裡克運用計謀使數量龐大而行動積極的盟友參加他的陣營，立刻使得汪達爾人能夠鞏固所建立的權力。毛裡塔尼亞部分地區的邊境是荒涼的大沙漠和大西洋海岸，這裡住著凶狠而未曾接觸文明的種族。他們畏懼羅馬人的武力，殘暴的習性不僅無法得到矯正，有時反而會激發狂野的天性。逐水草而居的摩爾人
[13]

 逐漸敢於接近海岸地區，從汪達爾人的營地裡，他們看到了從海岸登陸的前所未見的外鄉人，無論是穿著、兵器還是英勇善戰的精神和紀律，都使他們感到恐懼，同時也令他們產生好奇。日耳曼武士的白色皮膚和藍色眼睛，與他們黝黑和棕褐的體色形成強烈對比，這是熱帶地區烈日照射的必然結果。等到雙方隔閡去除後(主要是語言不通所造成的困難)，摩爾人不考慮未來會產生的後果，就與羅馬的敵人建立了同盟關係。一大群赤身裸體的蠻子從阿特拉斯山脈的森林和山谷裡蜂擁而出，要對文明世界的暴君尋求報復。因為過去羅馬人絲毫沒有仁慈之心，把他們從祖傳的土地上趕走。

多納圖斯派教徒所受到的迫害，對根西裡克想達成的企圖，未嘗不是有利的事。在他登陸阿非利加前17年，官員下令在迦太基召開一次公眾會議，會議的結果令正統教會感到非常滿意。在他們宣告了不容辯駁的理由後，認定教派分裂分子的頑固態度完全是有意為之，不能原諒和寬恕。霍諾留皇帝經過勸說，要對這樣一個教派施以最嚴厲的懲罰，長久以來他對他們給予了足夠的耐心和仁慈，但他們卻毫無悔改之意。300名主教
[14]

 及數以千計的下級教士被趕出教堂，教會財產被沒收，人員被放逐到海島上。若他們膽敢在阿非利加各行省躲藏，就會被褫奪所有的法律保護。無數的會眾不管是在城市還是鄉村，都被剝奪公民權和宗教禮拜的權利。為了對協助分裂分子舉行不合法聚會的罪行進行懲罰，霍諾留按照階級和財富的不同，設定非常奇特的罰鍰標準，從10磅到200磅白銀不等。要是經過五次罰鍰以後，罪犯仍舊執迷不悟，那麼未來的懲處完全交由皇家宮廷定奪，不受任何成文法的限制。
[15]

 這樣嚴厲的制裁受到聖奧古斯丁
[16]

 熱切的讚揚，大量信徒因而改信宗教，為正統教會所接受。

但狂熱分子仍保持反對立場，他們那頑抗到底的精神，激起一陣風起雲湧，使整個國度充滿暴亂和流血事件。切爾庫姆塞隆武裝群眾不是用殘暴的手段毀滅自己，就是拿來對付敵人。殉教者會被雙方接受並登載在教會名冊中，這一舉措使得死亡數目日益增加。
[17]

 在當前這種情況下，根西裡克這位基督徒，作為正統教會的仇敵，就會被多納圖斯信徒視為勢力強大的救命恩人。他們認為羅馬皇帝的詔書令人厭惡，欺詐善良，期望從根西裡克那裡獲得申訴和平反。
[18]

 在一個當地教派的積極行動和暗中支持下，根西裡克對阿非利加的征服會變得更為順利。汪達爾人被指控用充滿惡意的暴行對付教會和教士，說句老實話，這是聯盟的狂熱分子幹的好事，偏執的精神不僅玷污了基督教的勝利，對於羅馬失去西方最重要的行省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19]




 四、卜尼法斯的反抗和聖奧古斯丁的逝世(430A.D.)

宮廷和人民聽到傳來的消息都大為驚奇不敢置信，像這樣一個志向高潔、受到大家一致的愛戴和讚許，並對國家和公眾有偉大的貢獻的英雄人物，竟會拋棄他那忠誠的誓言，勾結蠻族摧毀托付給他治理的行省。卜尼法斯的友人始終認為其中別有隱情，卜尼法斯一定是基於合理的動機，才會做出反叛的行為，於是趁著埃提烏斯不在宮廷，請求與阿非利加伯爵舉行開誠佈公的談判。大流士是位受人景仰的高階官員，奉命擔任使臣，肩負起艱巨的任務。
[20]

 他們在迦太基展開了初次的會晤，對很多引起雙方誤會的虛構事件進行了說明，同時將埃提烏斯那封起到煽動作用的信件拿出來加以對比，整個陰謀騙局很容易就被查得水落石出。普拉西狄亞和卜尼法斯為產生致命的錯誤而感到悔恨，氣度恢宏的伯爵相信君主會寬恕他，即使在未來為了洩憤取他性命，也是自己罪有應得。他用積極的行動和誠摯的作為表現出將功贖罪的決心，但他很快發現，被他破壞了根基、即將倒塌的大廈，憑著他的實力已是無力回天。迦太基和羅馬的守備部隊跟隨著將領一起效忠瓦倫提尼安，但阿非利加其餘部分全部陷入戰爭和傾軋之中。汪達爾人殘苛的國王拒絕接受任何妥協的條件，堅決不願放棄已到手的獵物。投身於卜尼法斯旗幟下的老兵隊伍，以及倉促徵集的行省地方部隊，戰敗以後傷亡很大。獲勝的蠻族縱橫四野無人敢攖其銳鋒，只有迦太基、錫爾塔和希波·裡吉烏斯幾個大城，像孤島一樣在洪水氾濫的波濤中隱現。

阿非利加的海岸地區綿長而狹窄，滿佈羅馬人無數世代以來華麗而雄偉的紀念物，而各個城市的發達程度可以按從迦太基到地中海的距離長短來進行準確衡量。簡單的敘述能讓有見識的人對其獲得一個更清晰的認知：阿非利加土地肥沃、物產豐盛、人口稠密，居民有足夠維生的糧食，每年出口的小麥產量極多而且十分穩定，這裡可以稱得上是羅馬和全人類的穀倉。不過片刻工夫，從丹吉爾到的黎波里之間的七個富饒的行省，就遭到汪達爾人入侵鐵騎的蹂躪，因民眾的仇恨、宗教的狂熱和嚴厲的指責，造成的破壞被誇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任何戰爭不論說得多好聽，都是對人類和正義的永久性摧殘。蠻族那種凶狠殘暴和難以約束的精神，在激起敵對情緒後，就會經常擾亂平靜與和諧的社會。汪達爾人無論是在哪裡遭到抵抗，很少會寬恕敵人的行為。對於那些置他們的英勇兄弟於死地的城市，汪達爾人在攻佔以後竭盡全力將之摧毀，作為對它們的報復，無論男女老幼，只要落在他們手裡，都會遭到活罪難逃的刑求，迫使他們交出藏匿的財物。根西裡克的嚴酷行為體現在經常發起軍事行動、無法控制自己激昂的情緒上，而他的追隨者更是如此。加上摩爾人的趁火打劫和多納圖斯派的宗教狂熱，使得戰爭的災難更形加劇。然而，我始終無法相信，汪達爾人所到之處，會把橄欖林和所有的果樹全部砍倒，即使他們將來打算在那塊地方定居下來。同樣我也不認為，他們在圍攻城市時會在城牆下屠殺大量俘虜，借此污染空氣造成瘟疫。若真要那樣，他們自己就會先倒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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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寬厚的卜尼法斯伯爵看到赤地千里的殘破景象，心中痛苦不堪，這一切都是他惹的禍，他卻沒有能力阻止汪達爾人迅速擴張。等會戰失利後，他退守希波·裡吉烏斯。敵人把他視為阿非利加人所依靠的長城，立刻進行圍攻(公元430年5月)。希波這個濱海殖民區
[22]

 位於迦太基西邊兩百英里，過去是努米底亞國王的都城，所以獲得「裡吉烏斯」的顯赫頭銜。歐洲人把這個現代城市訛稱為博納，至今仍可看到古老年代貿易發達和人口眾多的遺跡。卜尼法斯因軍務操勞和前途暗淡而憂慮難安，他的朋友聖奧古斯丁
[23]

 充滿啟發性和教誨的談話，舒緩他悲苦的心情。希波的主教是正統教會的明燈和支柱，他在被圍三個月後終於獲得了解脫(公元430年8月30日)，那時他已屆76歲高齡，卻還要看著自己的家園陷入水深火熱的災難中。

奧古斯丁坦承年輕時曾沾染惡習和過錯，但自他幡然悔悟改變信仰那刻起，直到死亡來臨，他始終保持著純潔而嚴肅的生活方式。他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德行，是用熾熱的宗教虔誠對抗所有教派的異端邪說，無論是摩尼教、多納圖斯派還是貝拉基教派，他始終堅持與之進行絕不止息的爭論。在他去世幾個月後，這個城市毀於汪達爾人的戰火。所倖存放他卷帙浩繁著作的圖書館安然無恙，其中有232種神學書籍和論文，此外還有對《聖經》裡詩篇和福音書的詳盡註釋及大量的書信和講道辭。
[24]

 依照學者專家的評論，奧古斯丁的學識受到只懂拉丁文的限制而過於膚淺，
[25]

 為文的體裁有時為了附庸風雅，難免講究修辭的虛浮不實和矯揉造作。但他具有強烈、寬大和好辯的心胸，敢於探究救恩、天命、意念和原罪的黑暗深淵，構建和恢復基督教嚴格的體制和規章，
[26]

 使得拉丁教會表面上不得不大聲頌讚，私下卻感到難以釋懷。
[27]




 五、根西裡克佔領迦太基完成征服大業(431—439A.D.)

卜尼法斯的戰術很高明，再加上汪達爾人缺乏經驗，使希波城的圍攻作戰延續了14個月之久，海上的交通始終保持開放。等到鄰近地區受到不停的掠奪以致搜刮一空，圍攻的軍隊面臨饑饉的威脅，被迫放棄曠日持久的搏鬥。西部帝國的攝政深感阿非利加的重要和當前處境的危險，懇求東部的盟友給予有力的援助。阿斯帕爾從君士坦丁堡起航，帶來強大的戰力和軍備，增援意大利的艦隊和軍隊。兩個帝國的實力很快聯合起來接受卜尼法斯的指揮，他發起勇敢的進軍要去掃滅汪達爾人。然而第二次會戰的失敗決定了阿非利加的命運，注定已經毫無挽回的餘地(431 A.D.)。他在絕望之下只有登船離開，大部分的士兵不是戰死就是淪為汪達爾人的俘虜，因此允許希波的居民帶著家人和財產，在船上佔有空下來的艙位。伯爵誤信人言以致輕舉妄動，使得國家元氣大傷，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進入拉文納的皇宮，但普拉西狄亞的滿面笑容使他放下心頭大石。卜尼法斯滿懷感激地接受了大公的位階，擔任羅馬軍隊的主將，但是等他看到獎章上面刻著勝利的榮名和功勳時，難免要心生羞愧之情。
[28]



埃提烏斯的奸計被識破，已經引起太后不悅，再加上敵手獲得不錯的擢升，激起他傲慢而狠毒的天性。於是他急忙從高盧趕回意大利，帶著一群名義上是隨從，實際看來倒像一支軍隊的蠻族。軟弱的政府無法可施，就讓這兩位將領用血腥的決鬥來解決糾紛。決鬥中，卜尼法斯在即將獲得勝利的最後時刻，被對手用長矛對他造成了致命的打擊，過不了幾天就因傷重逝世。他身為基督徒，有仁慈的心地，妻子是富有的西班牙女繼承人，他勸她不計前嫌，接受埃提烏斯作為她的第二任丈夫。瀕臨死亡的敵手雖然慷慨大方，但埃提烏斯並沒有獲得實質的好處，行事公正的普拉西狄亞宣佈他是叛徒。雖然他期望能夠守住世襲領地上的幾座堅固城堡，但皇室的力量很快把他趕到潘諾尼亞，跟效忠於他的匈奴人住在帳幕裡。國家因為他們的不和而失去了兩位最出名的勇士，使他們不能貢獻力量為公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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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料想得到，卜尼法斯退走後，汪達爾人會在毫無抵抗或耽擱的狀況下，很快達成對阿非利加的征服。不過，從他撤離希波到攻陷迦太基，8年的光陰轉眼而過(431—439 A.D.)。野心勃勃的根西裡克此時正處於精力和功業的巔峰時期，竟然急流勇退要商議和平條約，甚至願意用自己的兒子亨尼裡克作為人質，同意西部皇帝保留對三個毛裡塔尼亞行省不受干擾的統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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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穩健的做法不是征服者出於正義的主張，而是基於政策的需要。他高居寶座，但是被國內的敵人環繞，他們對他卑賤的出身多方指責，認為他的侄兒(也就是貢德裡克的兒子)才是合法的繼承人。他為了確保自己的安全，使這些侄兒成為可憐的犧牲品，就連他們的母親，逝世國王的遺孀，也被他下令推到安普薩加河中淹死。公眾的不滿在危險和頻繁的陰謀中爆發，死在劊子手刀下的汪達爾人，比在戰場上陣亡的還要多。

阿非利加的局面混亂，大眾樂意他經常發起攻擊行動，但是反對他建立穩固的政權。摩爾人和日耳曼人，多納圖斯派和正統教會之間，發生了各種不同的反抗行為，一直在擾亂和威脅著征服者實施安定的統治。等到根西裡克揮軍向著迦太基前進，他不得不將西部各行省的駐軍全部撤回，這使得海岸的防務空虛，使之暴露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羅馬海上武力之下。同時在努米底亞的腹地，實力強大的內陸城市科塔仍然堅持獨立。然而，根西裡克展現過人的精力、意志和殘酷，使這些困難逐漸迎刃而解，他交互運用和平和戰爭的手段，終於建立了阿非利加王國。他簽訂了一份莊嚴的條約，無論是遵守條款還是片面毀約，都希望能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他表現出的友好態度使得敵人放鬆了警惕，掩蓋了他的敵對態度。繼小西庇阿摧毀了這個城市和國家後，又過了585年
[31]

 ，迦太基終於被汪達爾人用奇襲的方式奪取(公元439年10月9日)。

迦太基新城從廢墟中興起，名義上是殖民地。雖然它在皇家權勢方面不如君士坦丁堡，在通商貿易方面難以匹敵亞歷山大裡亞，在繁華景氣方面也要差安條克一籌，但仍舊在西方帝國的城市中名列第二，就好比是阿非利加世界的羅馬城(要是我們採用當代人的說法)。充滿豪門富室的大都會服從於君王的統治，仍然訴說著當年共和國的繁華興旺。迦太基包括六個行省的作坊、武備和金庫，早期正常設置的官員層級很低，逐漸從掌管城市街道和住宅區的財務官員，擢升為主持法庭的最高首長，打著代行前執政官的頭銜出任總督，表現出的地位和權勢有如古代羅馬的執政官。同時，成立了學校和體育館以教育阿非利加的青年，公開教授包括文理、德行、文法、修辭和哲學等各種課程，全部使用希臘文和拉丁文。迦太基的建築物不僅整齊劃一，而且富麗堂皇，首都到處都是樹木的濃陰；新建的港口有安全而寬廣的海灣，對市民和外鄉人的通商貿易都非常便利；賽車場和劇院有各種新奇的演出，全部展示在蠻族的面前，讓他們大開眼界。迦太基人的聲名無法與他們的國家相比，被人指責為背信棄義的種族，遇事仍舊秉持精打細算和不守原則的習性，善於經商貿易，重視生活享受，不受禮法約束。當代最負盛名的傳道士薩爾維安個性嫉惡如仇，在提到迦太基人時，認為有兩項最可憎的行為讓人難以忘懷：一是他們用邪惡的態度藐視所有的僧侶，二是他們毫無羞恥地喜愛不正常的色慾行為。

汪達爾人國王採用嚴酷的手段，對這個沉溺酒色的民族毫不留情，終於革除了他們的惡習。根西裡克把迦太基的古老、高貴、明智和自由(維克托這樣表示倒是很理直氣壯)摧毀殆盡，讓整個城市淪落到可恥的奴役狀態。他讓無法無天的部隊滿足獸慾和貪念以後，編組一個以掠奪和壓迫為職權的正規行政體制，發佈命令，要求所有人員立即將金銀、珠寶、值錢的擺設和服飾全部獻給皇家的官員，不得隱藏或拖延。任何人膽敢私留家財，視同叛國罪，絕不寬恕，全部要處以死罪和酷刑。直屬元老院的行省有大片土地構成迦太基的行政區，經過仔細測量後分配給蠻族。征服者將拜占修姆肥沃田園以及努米底亞和蓋突利亞附近的地區，全部保留為自己專用的封地。根西裡克憎惡那些虧待過他的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對迦太基的貴族和元老院議員不僅猜忌，而且充滿仇恨。任何人無論基於榮譽或宗教的理由，如果拒絕接受令人感到羞辱的條款，就會受到阿里烏斯派暴君的永遠放逐。羅馬、意大利和東部各行省，到處都是乞求公眾大發慈悲的流人、難民和無罪的逃犯。

狄奧多里特那仁慈為懷的書信中，保存著凱勒斯提安和瑪麗亞飽嘗苦難的經歷。敘利亞主教看到迦太基富有的貴族和議員凱勒斯提安帶著全家老小和奴隸在異鄉乞討度日，對他們不幸的遭遇感到極為悲痛。但是他更要讚揚這位被流放的基督徒，他有著哲學家般的氣質，表現出樂天知命的態度，雖然身處災難困苦之中，卻比身處富裕和安樂的生活時感到更大的幸福。瑪麗亞的父親是地位顯赫的優德蒙，有關她的故事非常奇特而且令人趣味盎然。迦太基受到洗劫時，她被一些敘利亞商人從汪達爾人手裡買走，後來被當作奴隸賣到本鄉。有一個同船的女侍者與她被賣到同一個家庭，雖然瑪麗亞現在也是奴隸，但這位女侍者仍尊敬她為過去的女主人，出於感激之情，像從前在優德蒙的女兒家中服務那樣對其百依百順。這種引人注意的行為透露出瑪麗亞的真正身份，雖然西拉斯主教當時不在，但是地方守備部隊的幾名慷慨的士兵，花錢把她從奴隸中贖出來。仁慈的狄奧多里特供給她足夠的生活所需，讓她跟教堂的女執事一起生活了10個月，直到她得到消息，說她父親逃離被毀的迦太基，已在西部某行省擔任重要職位。為了成全她的孝心，虔誠的主教大力資助，狄奧多里特把瑪麗亞送到伊吉的主教那裡。伊吉是西裡西亞濱海的城市，在每年商品交易集會期間，西部的船隻都會前來。他特別請教會同事要考慮她的出身，給予適當照顧，同時他要求將她托付給可靠的商人，這封信保存至今。能把失散多年，毫無希望尋回的女兒送到父母懷中，這被他看作平生最大的快事。


 六、流傳「七個長眠人」神話故事的本末

教會歷史所提到的傳說大多枯燥乏味，我認為「七個長眠人」
[32]

 這個神話故事極為引人入勝，大約發生在狄奧多西二世在位，汪達爾人征服阿非利加
[33]

 時。在德西烏斯皇帝迫害基督徒的那個時代，以弗所有七個出身貴族的青年，躲藏在附近山嶺的一個大山洞裡。當地官員下令用大石塊把入口堵住，他們眼看著就要死於暴政，立刻陷入深沉的睡眠中，非常不可思議地沉睡了187年之久，完全沒有損傷到生命的機能。187年後，山嶺成為了祖傳的產業，由阿里烏斯繼承。他為了修建鄉村的房舍，叫奴隸去搬取石塊當作建築材料。當陽光射入山洞，七個長眠人立刻醒了過來，經過一場睡眠後，他們竟認為只過去了幾個鐘頭而已。大家覺得飢腸轆轆，於是決定由詹布裡庫斯暗中潛返城裡買些麵包，帶回來供同伴食用。這位青年(如果還能這樣稱呼的話)看著眼前這片陌生的土地，發現已經與他腦海中的鄉土完全不一樣了。等他看到以弗所的城門口，耀武揚威似的掛著一個很大的十字架時，真是讓他大吃一驚。他那奇特的服裝和過時的語言，使麵包店老闆感到怪異。當他拿出有著類似德西烏斯古老頭像紀念章的物品，當作帝國流通的錢幣來支付時，老闆懷疑他在私挖秘密的寶藏，就把他拖到法官面前。他們查詢後，發現了令人大為驚愕的事件，詹布裡庫斯和他的朋友為了逃避異教徒暴君的虐政，在他們身上，兩個世紀的時光轉瞬而逝。

以弗所的主教、教士、官員、民眾，甚至有人說狄奧多西皇帝本人，都趕來探訪七個長眠人的山洞。這七個人在虔誠祈禱和敘述完本末以後，很快在安詳中過世。之所以產生這樣奇妙的神話，我們不能歸因於現代希臘人出於善意而說謊，或是容易被騙。這段奇跡在發生以後的半個世紀，已經成為四處流行的傳說。薩魯格的詹姆士是一個敘利亞的主教，生於狄奧多西二世死後兩年。在他的230篇講道辭中，就有一篇專門用來讚揚幾位以弗所的年輕人。
[34]

 早在6世紀末葉，圖爾的格列高利就對這個傳奇很感興趣，找人將它從敘利亞文翻譯為拉丁文。東部那些帶有敵意的教會，同樣用尊敬的態度來紀念他們，將他們的名字很光榮地列入羅馬、阿比西尼亞和俄羅斯的教會節日表中。
[35]

 而且這種名聲並非僅限於基督教世界，穆罕默德趕著駱駝前往敘利亞的市集時，可能聽人提起這個民間傳說，後來將其當作神啟列入《古蘭經》。
[36]



七個長眠人的故事被很多民族採用後加以改編，從孟加拉到阿非利加這些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莫不如此。在遙遠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極偏僻的地區，也曾經發現類似傳說所留下的遺跡。
[37]

 這個故事到底是因為能表達人類的感情，所以能夠普遍被人接受，還是由於神話的本身有獨特的創意而流傳下來，我們不得而知。我們不知不覺從年輕到老去，很難注意到緩慢而持續的人事變遷，甚至在經由歷史獲得更長的經驗時，也是習於在想像中運用一序列的因果關係，把位居兩個極端的變革聯繫在一起。但如果我們能把兩個重要時代之間的空隙全部擦除，要是能夠睡一場兩百年的長覺，在保持舊世界鮮明印象的眼前，出現新世界的景象，所造成的驚奇和感覺，可以為一部富有哲理的傳奇小說提供極為生動有趣的題材。要想找出這樣有利的場所，最好是從德西烏斯當政到狄奧多西二世統治的這兩個世紀。在這期間內，政府從羅馬遷到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岸邊一座新城；濫權的尚武精神被人為的奴役制度所鎮壓，這種制度不僅讓人馴服，而且著重形式；進行宗教迫害的德西烏斯，他的寶座一直為身為基督徒的君王所繼承；還有一些皇帝是正統教派，他們根絕古代神話中的神明；那個時代的民眾急著要在狄安娜和赫拉克勒斯的祭壇上面供奉正統教會的聖徒和殉教者；團結的羅馬帝國已經分裂，天才人物墮落化為塵土；名不見經傳的蠻族大軍從冰封的北國一擁而下，在歐洲和非洲最富饒的行省建立起勝利者的統治。


 第三十四章 匈奴人國王阿提拉的性格作風、征戰成就及其宮廷狀況 狄奧多西二世墜馬身亡 馬西安繼位為帝(376—453 A.D.)


 一、匈奴人的興起及在歐洲建國的過程(376—433A.D.)

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為了逃避匈奴人，排山倒海地湧向西方世界，匈奴人的權勢和興旺卻無法創造出偉大的成就。勝利的匈奴人將各旗從伏爾加河散佈到多瑙河，獨立自主的酋長之間的爭執與不和，把整體的實力消耗殆盡。英勇武士將精力浪費在零星的入侵和掠奪行動上，經常玷污民族的尊嚴，他們為了獲得戰利品，不惜自貶身價投效到敗逃敵人的旗幟之下。阿提拉
[38]

 的統治使匈奴人再度給世界帶來恐怖，我認為這個實力強大的蠻族，憑著他們天生的特質和積極的作為，交替侵略東方和西方，打擊對手的民心士氣，並加速羅馬帝國的滅亡。

民族大遷移的浪潮從中國北疆向西衝擊了日耳曼地界，實力強大而又人口眾多的部族經常會出現在羅馬行省的邊陲。人為的阻障只能抵擋累積的力量於一時，容易屈服的皇帝惹起蠻族無理的索取，但是永難滿足他們無饜的貪念，因為他們有強烈的慾望要過上奢華的文明生活。匈牙利人有雄心壯志，把阿提拉奉為他們的國王，事實上這些遊牧民族的各旗，都是他叔父羅阿斯或稱為魯吉拉斯的子民，他們將營地安紮在現代匈牙利
[39]

 的範圍之內。對於這樣一個靠著遊獵和放牧為生的民族，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它非常充分地供應了他們全部所需。魯吉拉斯和驍勇善戰的弟兄處於有利的地位，不斷提升他們的權力和聲勢，交互運用和平與戰爭的手段來對付兩個帝國。

埃提烏斯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可以鞏固雙方的聯盟關係。他經常拜訪蠻族的營地，獲得慇勤的接待和強有力的支持，並以篡奪者約翰的名義懇求他們出兵。6萬匈奴人進軍到意大利的邊界，無論他們是揮軍助戰還是安然退兵，都要花費國家巨額的金錢。埃提烏斯運用籠絡的策略，將潘諾尼亞的主權交付給忠誠的盟友。東部的羅馬人對魯吉拉斯的武力有芒刺在背之感，不僅是行省，就連首都也受到威脅。有些教會歷史學家寄希望於用神威和瘟疫來消滅蠻族，
[40]

 但狄奧多西卻放下身段，用難以啟齒的權宜之計，達成每年付給匈奴350磅黃金的約定，用一般費用的名義掩飾聽起來有失顏面的貢金。匈奴國王並不計較，欣然表示同意。

蠻族的凶狠暴躁和宮廷的奸詐善變，不時引起事故，擾亂公眾的安寧。在依附帝國的四個民族之中，我們特別要把巴伐利亞人提出來表揚。他們不承認匈奴人的統治，羅馬人身為匈奴人的盟友，竟然鼓勵巴伐利亞人叛亂並且給予保護。等到魯吉拉斯用強大的武力鎮壓後，他派出使臣伊斯勞出言恫嚇，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元老院一致同意和平，敕令也經過皇帝的批准，同時派出兩位使節前往訂約。一個是普林薩斯，是有西徐亞人血統的將領，身居執政官的高位；另一個是財務官伊壁傑尼斯，是見識高超且經驗豐富的政府官員，由企圖心旺盛的共治者推薦擔任這個職位。

魯吉拉斯的死亡使簽訂和約的事宜暫時擱置下來。他的兩位侄兒阿提拉和布勒達接替叔父留下的寶座(433—453 A.D.)，同意與君士坦丁堡的使節進行私下會談。但是他們擺出高傲的態勢不願下馬，就在上梅西亞靠近馬古斯城的廣寬平原上，騎在馬背上一面馳騁一面進行商議。匈奴國王在協商過程中，不僅要得到可供誇耀的榮譽，同時還要非常實際的利益。他們指定的和平條件，任何一條都是在侮辱帝國的尊嚴：在多瑙河兩岸自由開放市場，提供安全而充裕的商品交易；要求每年的貢金從350磅黃金增加到700磅；從蠻族主人手裡逃走的羅馬人俘虜，每人要支付8個金幣的罰鍰或贖金；皇帝要廢止與匈奴人的敵人所簽訂的任何條約或協定；所有逃亡人員，要是在狄奧多西的宮廷和行省得到庇護，全部要交還給受到冒犯的國君，由指定的法官接收以後再行處置。在遣返的逃亡人員之中，有些不幸的青年具有皇家血統，受到法官嚴厲的懲罰，阿提拉下令要把他們在帝國境內處以磔刑。一旦匈奴國王將他的恐怖深深印入羅馬人的腦海中，當他要征服叛逆或者是西徐亞、日耳曼的獨立民族時，可以通過給予這些人短期的緩刑以收買人心。


 二、阿提拉的家世出身和性格容貌以及行事風格(433—453A.D.)

阿提拉是蒙德祖克之子，是古老匈奴貴族或王室後裔
[41]

 ，他們的族人曾與中國的皇帝進行了很多世代的交鋒。依照一個哥特人歷史學家的記載，阿提拉的相貌帶著明顯的種族特徵。阿提拉的肖像呈現出當代卡爾梅克人
[42]

 醜陋的相貌：龐大的頭顱、黝黑的膚色、深凹而又細小的眼睛、扁平的鼻子、幾莖稀疏的鬍鬚、寬厚的肩膀、短小的身材，雖然體形長得極不勻稱，但勇猛有力。這位匈奴人國王舉手投足之間泰然自若，表現出高高在上君臨萬民的氣勢。他有不斷轉動眼睛的習慣，好像在思索那些給人帶來恐怖的事物，並自得其樂。然而身為蠻族的英雄人物，他倒不是沒有容人的雅量和悲憫的情懷。向他乞憐的敵人可以相信他的誠意，只要他接受了臣服，那就是和平與赦免的保證。阿提拉的臣民也認為他是公正無私和寬宏大量的主子。他喜愛軍旅戰陣之事，登基後正值盛年，靠著頭腦而非蠻力完成了對北國的征服。早年他以一個冒險犯難的士兵的身份，在戰場上憑刀槍贏取無敵的名聲，之後逐漸轉變成為偉大的將領，用深謀遠慮的智慧建立不朽的功勳。除了在詩歌和小說之中，現實中個人的英勇行為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即使是蠻族的勝利也一樣要靠經驗和技術，把熱情的群眾團結起來，讓他們願意接受一個人的指揮，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偉大的西徐亞人征服者阿提拉和成吉思汗，他們在領導統御方面較之粗魯不堪的同胞，畢竟要高人一等，他們並不完全依仗暴虎馮河的勇氣。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無論是匈奴人還是蒙古人的王國，創始者都把民眾的迷信當作統治地位的基礎。傳聞成吉思汗的母親是處女生子，這種杜撰出來的說法就是有人深信不疑，因此使得他不同於凡人。後來有全身赤裸的先知用神靈的名義，把塵世中的帝國授予他，指出蒙古人的英勇將無敵於天下。

阿提拉善於運用宗教的手段，非常適合他那個時代和民族的特性。西徐亞人崇拜戰神，他特別要表現出虔誠的行為，這倒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們不會形成抽像的觀念或具體的表徵，只是在形如彎刀的鐵製圖騰下，祭拜他們的保護神。傳言匈奴族有一個牧人在放牧時，發現有頭母牛的腳受傷，他很好奇地想要查出原因，就順著血跡去找，結果在草叢裡看見一口古劍露出劍尖，於是把劍從土裡挖出來獻給阿提拉。這種手腕是何等的高明而富於心機!君主以虔誠的感激之心接受上天所賜予的恩惠，只有他才夠資格成為「戰神之劍」的主人，這等於向世人宣告他有統治塵世的神聖權力，
[43]

 並且必能千秋萬世。為了達成這種莊嚴的目的，他舉行西徐亞人特有的儀式，在廣闊的平原上，將柴束高高地堆積起來，組成長和寬都有300碼的祭壇。戰神之劍豎放在粗野祭壇的最上方，每年要用羊、馬和第一百位俘虜的鮮血來獻祭。
[44]



無論阿提拉是把活人當作犧牲構成崇拜儀式的一部分，還是將戰場上獲得的俘虜作為奉獻給戰神的貢品，受到戰神賜恩的人都會立刻具備神聖的身份，使得他的征服更為順利、統治更為長久。那些蠻族的諸侯用虔誠而阿諛的語氣承認，他們幾乎不敢逼視神聖威嚴的匈奴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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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兄弟布勒達曾經統治很大一片國土，後來被迫交回權杖，結束自己的生命。不過，即使這種殘酷的行為也歸之於超自然力量的衝動。阿提拉揮舞「戰神之劍」所表現出的豪邁氣概，讓所有人承認只有他率領的無敵大軍才可以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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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那面積廣闊的帝國，僅能保存最原始粗陋的歷史證據，其中只提到他參加戰爭的次數以及獲得的重要的勝利。西徐亞的國君即使不知道科學和哲學的價值，他也必然對自己那些不識字的臣民因為欠缺應有的技藝，而無法使他的功勳永垂不朽，感到懊惱和遺憾。

若在地球上畫一條線，把文明區域和野蠻區域分開來，將以農耕為生的城市居民和住帳篷的牧人、獵人加以區分，那阿提拉所渴望的頭銜是蠻族最高和唯一的國君。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征服者之中，唯有阿提拉把日耳曼和西徐亞這兩個偉大的王國聯合在一起。當他運用這種很含糊的稱號來統治時，往往被理解為統治著廣闊的地區。圖林吉亞的區域延伸越過了它實際的邊界，已經到達多瑙河一線，而這不過是他的一個行省而已。他以一個強權的鄰國的身份介入法蘭克人的國內事務；他有一個部將懲罰了萊茵河附近的勃艮第人，幾乎滅絕了整個種族；他征服了海洋島嶼上的斯堪的納維亞王國，該王國四周為波羅的海所包圍和分隔。匈奴人可以從北方地區獲得毛皮作為貢品，過去就是靠著這種特殊的材料，當地的土著在嚴冬時得到保護，並且激起自己的鬥志，使其他的征服者不敢染指。阿提拉向東的疆域越過西徐亞人的荒原，詳細情況很難弄清楚，但可以確定，他的統治已經及於伏爾加河兩岸。

匈奴人國王之所以使人畏懼，因為他不僅是位武士，還是一個術士
[47]

 。他攻擊所向無敵的哲歐根人，使他們的可汗降服稱臣；他派遣使臣前往中國談判建立同盟關係。阿提拉驕傲地自誇這些民族都奉他為主，在他有生之年都沒有背叛過，尤其是格庇德人和東哥特人，這兩個民族人數眾多、作戰英勇、酋長功勳卓著，重要性顯得尤為突出。格庇德人名聲顯赫的國王——阿達裡克，是統治者忠誠可靠而又足智多謀的軍師，阿提拉對他那種無畏的天賦才華非常尊敬。同時他也喜愛東哥特人國王高貴的瓦拉米爾，他為人溫和有禮且行事審慎細心。這一群粗野豪邁的國王，都是許多黷武好戰部族的領導人物，全部投效到阿提拉的旗幟下，像侍衛和家臣一樣遵奉他的命令，圍繞在主上的四周，看到他頷首就感到輕鬆愉快，要是他一皺眉頭，他們難免膽戰心驚。只要他一聲令下，他們即使赴湯蹈火，也毫無遲疑和怨恨之心。平時這些臣屬的王侯帶著本國的部隊，按照正常的輪替制度隨護皇家營地，一旦阿提拉集結作戰軍隊時，能夠進入戰場的兵力達到50萬至70萬蠻族之眾。


 三、匈奴人入侵波斯和與東部帝國的征戰(430—441A.D.)

匈奴人使臣提醒狄奧多西注意，他們在歐羅巴和亞細亞都與帝國相鄰，一邊是在多瑙河發生接觸，另一邊已抵塔內斯河。他的父皇阿爾卡狄烏斯在位時，有一股匈奴人為患東部各行省，掠奪大量戰利品和無數俘虜。他們經由一條不為人知的小徑，沿著裡海海岸前進，橫越亞美尼亞積滿冰雪的山嶺，渡過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與哈里斯河，用卡帕多細亞血統優良的馬匹，補充他們損耗過度和精疲力竭的騎兵部隊，佔領西裡西亞四境多山的國度，擾亂安條克市民紙醉金迷的生活。埃及為他們的趨近而戰慄不已，聖地的僧侶和香客趕緊登船，準備逃離即將降臨的劫難。東方民眾對他們的入侵記憶猶新，內心充滿恐懼和驚慌。阿提拉的臣民運用優勢兵力，發起大膽的冒險行動。無論這場暴風雨是落在羅馬還是波斯疆域，難免引起關心之人的猜測，好早做打算。

匈奴國王有一些重要的家臣，他們的位階已進入實力強大的王侯之列，曾獲得批准與西部皇帝或將領建立聯盟。他們住在羅馬時，曾提到在東方的遠征情況，橫穿荒漠和沼澤後，羅馬人認為他們抵達之處為米奧提斯海。他們穿越山區經過15天的行軍抵達米底邊界，接著向一無所知的城市巴夕克和庫夕克進軍，在米底平原與波斯大軍遭遇。他們說，天空被箭雨籠罩，在敵軍優勢兵力的壓迫下，匈奴人只有退兵以保存實力。他們經由多條道路向後轉進，歷經千辛萬苦總算擺脫了敵軍，在損失大部分戰利品後，終於回到皇家營地。他們現在已瞭解波斯的狀況，誓言報仇雪恥。羅馬使臣在阿提拉的宮廷中交談，討論到匈奴人當前大敵的狀況和爾後的計劃。君士坦丁堡的大臣們希望匈奴人將實力轉用到與薩珊王朝君王進行曠日持久且勝負難決的鬥爭之上。然而見識卓越的意大利使臣卻認為，東方的共治者要是抱著這種希望，不僅愚蠢而且會很危險。他要讓對方明白其中道理，要是米提人和波斯人都無法抵擋匈奴人的軍隊，那就會助長征服者的權勢和氣焰。無論是當前數目不算龐大的貢金，還是授予阿提拉軍階，讓他擔任狄奧多西的將領，都不會讓他感到滿意。何況羅馬人已被匈奴人的帝國團團包圍，阿提拉很快就會將羞辱和沉重的枷軛，鎖在走投無路的羅馬人頸脖上。

當歐洲和亞洲的政府取得共識要防範迫在眉睫的危險時，阿提拉用建立聯盟的方式支持汪達爾人據有阿非利加。拉文納和君士坦丁堡的宮廷協力發起冒險行動，要光復對他們而言極為重要的行省(阿非利加)，西西里的港口集結了狄奧多西的軍隊和船艦。狡猾的根西裡克不斷呼籲要用談判來解決問題，同時做釜底抽薪的打算，煽動匈奴國王入侵西部帝國。此時正好發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意外之事(441 A.D.)，被拿來當作借口，成為這場毀滅性戰爭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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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遵守在馬古斯簽訂的條約，在多瑙河北岸要設置一個自由貿易的市場，受到當地羅馬堡壘的保護，這座要塞有個別號稱為君士坦提婭。有一群蠻族違反了商業安全的規定，殺死毫無戒備的商人，餘眾全部四散奔逃，同時將堡壘夷為平地。匈奴人聲稱他們的殺人越貨是正當合理的報復行為，因為馬古斯主教進入他們的地區，發掘並偷竊了國王埋在地下的寶藏。匈奴人嚴厲要求將犯罪的教士、受到褻瀆的財物以及逃亡的臣民，交給阿提拉的法官。拜占庭宮廷的拒絕引起了戰爭，梅西亞人一致讚譽君主堅定不移的決心。但是維米尼庫姆和鄰近城鎮的毀滅，立即使他們大禍臨頭。民眾在這種狀況下，只能採用最有效的處理方式，為了大眾的安全，只有犧牲少數可敬的市民，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馬古斯主教沒有殉教者的獻身精神，害怕會有這種情況發生，於是決定採取預防的措施。他大膽前去找匈奴君王談判，要求對方原諒他的行為，發出重誓願意將功折罪。他要蠻族在多瑙河岸埋伏一批人馬，在指定的時間，他會打開城市的城門。匈奴人通過主教的獻城背叛掌握了有利的形勢，這等於拉開了獲得一連串光榮且有決定性戰果的勝利的序幕。

伊利裡亞邊區被一條佈滿工事和堡壘的防線所掩護，雖然其中大部分只是一座單獨的城堡，加上少數防守部隊，但通常能夠將入侵的敵人驅離，也可截斷他們的退路，因為敵人缺乏圍攻的技術，也沒有持久的耐心。但是這些實力微弱的阻礙被匈奴人大軍一掃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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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煙稠密的城市像是西米烏姆、辛吉杜努姆、拉蒂亞里亞、梅西亞納波裡斯、納伊蘇斯和撒爾底迦，全部被戰火摧毀。所有的城市只要設防，就會遭到同一下場，人員受到懲罰，建築物被破壞。歐洲從黑海到亞得裡亞海一線的區域，大約有500英里的寬度，阿提拉率領成千上萬的蠻族進入戰場，立刻發起攻擊、佔領和蹂躪行動。然而，民眾的危難和災禍並沒有振奮狄奧多西的勇氣，使他從休閒活動和宗教奉獻中脫身出來，親自率領羅馬軍團出征。他趕緊將派遣出去對付根西裡克的部隊，倉促地從西西里召回，因為位於波斯邊境的防備部隊都已消耗殆盡。在歐洲集結的戰力，要是將領明瞭指揮之道，士兵恪盡服從之責，倒是可以發揮在武器和數量上的優勢。

東部帝國的軍隊在三次連續發生的會戰中被敵軍擊敗，阿提拉在戰場上踩著勝利的血跡前進。前面兩次會戰分別發生在烏圖斯河岸和梅西亞納波裡斯城下，多瑙河與海姆斯山之間寬廣的平原上，到處都在進行激烈的戰鬥。羅馬人受到獲勝敵軍的壓迫，逐漸退向色雷斯的切森尼蘇斯。這個行動非常不智，此地為狹窄的半島，進入此地等於是一隻腳踏入了絕境中。羅馬人第三次受到挫敗，大局已無法挽回。阿提拉殲滅了敵人的大軍，完全主宰了戰場，從海倫斯坡海峽到色摩匹雷關隘，包括君士坦丁堡的郊區在內，任其縱橫，他現在可以隨心所欲盡情蹂躪色雷斯和馬其頓所屬各行省。只有赫拉克利亞和哈德良堡仗著城池堅固逃過一劫，但東部帝國有70多個城市遭到毀滅的命運。對於狄奧多西的宮廷和毫無戰鬥能力的人民，有固若金湯的君士坦丁堡城牆可以給予他們保護，但最近發生一次強烈地震，使得58座塔樓倒塌，城牆出現很大一段裂口。雖然很快修復了損壞的部分，但這種意外事件因迷信的思想而誇大了民眾的畏懼，說是上天要把皇家的都城交到西徐亞的遊牧民族手中，這些人對於羅馬的法律、語言和宗教完全是門外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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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遊牧民族對外征戰的策略和相互的比較

在西徐亞的遊牧民族對南方文明帝國發起的侵略行動中，他們被滅絕人性和極具破壞性的精神所驅動。戰爭法則之所以阻止約束全國性的掠奪和屠殺，是基於兩項有實質利益的原則：一是溫和的征服行動或許可以獲得永久的利益，二是顧慮到對敵國的惡性破壞，有朝一日會引起對自身的報復行為。但是這些希望和畏懼在遊牧民族的認知中幾乎不存在，在他們的生活方式沒有因宗教和奢華而改變之前，阿提拉的匈奴人與蒙古人、韃靼人相比，並沒有什麼不同。東方歷史上有些極為殘酷的歷史真相，在羅馬簡短而充滿訛誤的編年史中也可以見到。

蒙古人征服中國北部各省以後，想要絕滅人煙稠密地區的全部居民。這不是為勝利的熱情所激起的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會議討論，深思熟慮所獲得的結果，他們打算把無主的田園轉變成為放牧牲口的草地。有位意志堅定的中國官員以巧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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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合理的施政方針，打動了成吉思汗，使他取消了恐怖的屠殺計劃。但等到中亞和西亞的城市降服在蒙古人的鐵騎之下時，他們毫無人性地濫用戰爭的權力，實施大規模的屠殺行為。這種對戰爭權力的不人道的濫用是以正規紀律的形式行使的，雖然權力並不相同，但卻出於同樣的原因，勝利的匈奴犯下了與蒙古人同樣的罪孽。

對於降服以後接受任意處置的居民，蒙古人下令要他們離開自己的住處，集中在鄰近城市的平原上，把這些已經被完全制伏的民眾區分為三部分：第一類人包括防守部隊的士兵以及能夠運用武器的年輕人。他們的命運很快被決定，不是接受徵召到蒙古軍隊服役，就是被部隊在現場屠殺殆盡。這些被俘的群眾四周被執著長矛、彎弓欲射的武裝人員圍住。第二類人員是年輕貌美的婦女、各行各業的工匠技師，還有家業富裕或地位崇高的市民，蒙古人寄希望於他們，從他們身上獲得贖金，這些人再被區分開來，人數各有不同。至於剩下來的人，征服者根本不管他們死活，在把他們的財物都拿走後，允許他們回到城裡。這些可憐的居民有幸可以呼吸家鄉空氣，但還要繳稅。

上面所說的處理方式，是蒙古人認為沒有遇到特別強烈的抵抗時的一般做法。但只要在處理時產生任何不滿或阻礙，引起他們的憤怒和疑慮，就會激發獸性，把全體居民殺光。他們那種絕不寬恕的暴虐經常把繁榮的城市化為一片焦土，根據他們的說法，所到之處地面不留任何有礙馬匹飛馳而過的東西。呼羅珊地區有三個重要的都會，分別是邁魯、內薩布爾和赫拉特，全部被成吉思汗的大軍摧毀，經過精確的計算，被殺害的總人數是434.7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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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木兒在較為開化的時代接受教育，後來信奉伊斯蘭教。然而，阿提拉要是比得上帖木兒極具敵意的毀滅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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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不論是韃靼人還是匈奴人，都夠資格稱得上「上帝之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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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人言之鑿鑿，說匈奴人將大量羅馬臣民擄走以後囚禁起來，使得帝國各行省人口絕滅，赤地千里。賢明的立法者如果掌握了工作勤勉的殖民區，就會通過西徐亞的荒原，把和實用與裝飾的技藝有關的基礎知識傳播開來。但是那些從戰爭中獲得的俘虜，卻在偶然的狀況下被分散到各旗，遊牧民族的編組以旗為單位，全部服從阿提拉帝國的統治。這些未開化卻處事公正的蠻族，只要簡單地判斷一下，就可以估算出這些俘虜的價值。或許他們不瞭解一個神學家的長處在哪裡，無法理解他們對「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這類深奧理論的爭辯，但他們尊敬每一種宗教的神職人員。行動積極且充滿宗教熱誠的傳教士歷經辛苦，孜孜不倦，成功地在西徐亞傳播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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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們並沒有接近君王本人和他的皇宮。遊牧民族根本不明白田產的價值，對於民法的運用或濫權顯得漠不關心，律師口若懸河的辯論技巧，只會引起他們的輕視和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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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和匈奴人有長久的交往，雙方用方言傳達熟悉的知識。野心勃勃的蠻族在談論有關軍事的問題時都使用拉丁語，甚至在東部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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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瞧不起希臘的語言和科學，那些高談闊論的詭辯家和望之儼然的哲學家，在學院受到奉承之辭的推崇，等到落入匈奴人手裡就會很羞辱地發現，他們的價值和重要性還比不上伺候他們的僕人，雖然這些僕人不過是身體強壯的俘虜。工匠和技師能滿足匈奴人的需要，所以獲得他們的重視和尊敬。奧尼吉修斯是阿提拉寵愛的大臣，他手下一個建築師給他蓋了一個浴場，為了過奢華的生活而大興土木，這倒是很少見的例子。鐵匠、木匠和製造軍械的工匠，對於一個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無論是戰時或平時，都是最有用而且不可或缺的人員。醫生的本領使他們無論在何處，都受到器重和尊敬。蠻族藐視死亡，然而害怕生病，即使一個傲慢的征服者在身為醫生的俘虜面前，也感到心中惴惴不安，認為他有神奇的力量，能夠免除患者的痛苦，延長他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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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匈奴人受到激怒，他們對待奴隸時會毫無慈悲之心，用專制的手段讓他們受苦受難，但他們的生活方式並不容許建立精細的壓迫制度。俘虜只要勤奮努力，通常會得到自由作為他們的報酬。

歷史學家普裡斯庫斯從出使中獲得很多奇特的教訓。他在阿提拉的營地走動時，有位陌生人向他打招呼，同時用希臘語問候致意，這個人從服裝和外表看像是一個富有的西徐亞人。據他自己說，他在維米尼庫姆被圍時失去了財產和自由，成為奧尼吉修斯的奴隸。但是他在對羅馬人和阿卡齊爾人的戰爭中忠誠服役，逐漸使他升到與匈奴人同樣的地位，新妻子與幾名子女組成的家庭，構成他與匈奴人之間牢不可破的聯繫。戰利品的獲得使他私人的財產得到恢復並增加，他得到允許可以與過去的領主同桌用餐。變節的希臘人為自己被俘的那一刻祝福，因為他藉著光榮從軍邁向幸福且獨立的狀態。這樣一來他們之間自然會產生爭議，忍不住開始討論羅馬政府的優點和缺失，變節者很嚴厲地大力抨擊羅馬，普裡斯庫斯則用冗長而微弱的聲明來為之辯護。

奧尼吉修斯的自由奴用真誠而生動的言辭，表明自己的看法，這個衰亡的帝國有種種惡行，長久以來他深受其害：羅馬的君王殘酷而又荒謬，沒有能力保護臣民對抗國家的敵人，對於臣民武裝起來實施自衛也投以不信任的眼光；運用複雜而武斷的徵稅方式，徵收令人民無法承受的重稅；多如牛毛而又相互矛盾的法律，不僅晦澀難明而且令人無所適從；只重形式的司法程序，不僅冗長得令人生厭而且花費甚巨；法庭的審判只講關係，罔顧正義；普遍的貪污腐化增加富室豪門的影響力，擴大平民百姓的災難和不幸。在這位幸運的放逐者的胸懷之中，愛國的情操終於復活，他流著眼淚哀歎，就是這些官員的罪行或軟弱，敗壞了最賢明和最有效的制度。


 五、阿提拉與東部皇帝簽訂和平條約的內容(446A.D.)

西部的羅馬人基於怯懦和自私的政策，將東部帝國丟給匈奴人，不管它的死活。軍隊的流失，武德與軍紀的喪失，並非僅僅因為君王的個人品行。狄奧多西仍舊要裝著保有「奧古斯都天下無敵」的稱呼和頭銜，但是實際上已經墮落到乞求阿提拉大發慈悲的地步。反觀他的對手，則提出苛刻而羞辱的和平條件：

其一，東部的皇帝要放棄廣大而重要的地區，沿著多瑙河的南岸從辛吉杜努姆或貝爾格萊德，一直延伸到色雷斯行政區的諾維，限定的寬度很粗略地計算為15天的行程。為了保住帝國的顏面，用什麼方式表示，或是訂立令雙方心照不宣的協定，匈奴人都沒有意見。但是從阿提拉的提案可以看出，雙方的市集位置要立刻遷移，因為他擔心被摧毀的城市納伊蘇斯會被劃到他的疆域範圍之內。

其二，匈奴國王要求得到的貢金或稱為補助金，應該從700磅黃金增加到2100磅，同時規定要立即支付6000磅黃金，這是他在戰爭中所花去的費用，被當作東部帝國戰敗賠償的罰款。大家可能以為，這樣一個富裕的東部帝國可以立即支付上述的需求，甚至有些私人的財富可能都比這個要多得多，但公眾的苦難為國家財政方面的混亂和拮据提供了顯著的證據。從民眾那兒強征的巨額稅款，在繳交君士坦丁堡國庫的途中，因為道路阻塞而中斷或滯留。狄奧多西和他的寵臣用維持皇家排場的借口，打著基督教慈善事業的名目，任意支用年度的歲入額度，過著奢侈浪費的生活。然而，計算之外的軍備耗盡了一切可用的資源，對元老階層的成員強制要求捐獻，成了滿足阿提拉貪婪胃口的唯一辦法。那些已經沒落的貴族逼於無奈，只有不顧羞恥公開拍賣妻子的珠寶，以及府邸裡世襲的各項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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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匈奴國王建立了本國的司法原則，凡是他運用權力使人降服所獲得的財產，無論是自願還是強迫，此後不再喪失所有權。阿提拉根據此一原則得到結論，從而制定不得變更的法律，即任何人在戰爭中獲得匈奴人為戰俘，均需立即開釋不得延誤，亦不得要求贖金。每一個羅馬人俘虜，甚至包括逃走的在內，獲得自由的贖金為12個金幣。所有從阿提拉旗幟下逃亡的蠻族，必須歸還且不保證可以得到赦免。為了執行這種殘暴而可恥的條約，皇家官員被逼得要屠殺幾位忠誠而出身高貴的西徐亞逃亡分子，他們拒絕自尋死路。這樣一來，羅馬人喪失了所有的號召力，再也無法獲得西徐亞人民的友誼。對那些願意接受狄奧多西統治的懇求者，這等於是在公開宣稱，羅馬人不僅違背信義，而且也沒有實力來保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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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國勢陵夷、門戶大開的情況下，只有一個城鎮表現出堅定的決心，更暴露了皇帝和帝國的恥辱，否則以這個城市的名不見經傳，不可能被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提到。阿茲穆斯是色雷斯的一個小城，靠近伊利裡亞邊界，
[61]

 以年輕人的尚武精神而聞名遐邇。他們的領導人物經驗豐富而且英勇過人，所以膽敢奮不顧身抗拒蜂擁而來的蠻族。阿茲穆斯人並沒有坐以待斃等待敵軍到來，而是運用奇襲的方式主動發起攻擊，救出被搶走的戰利品和被擄去的俘虜。同時有很多國內的流亡人員和逃兵自動投效，使得匈奴人對充滿危險的鄰居感到非常頭痛。在締結條約以後，阿提拉提出，不管他們是用說服還是強迫的方式，除非阿茲穆斯人也順從他們的國君所接受的條件，不然依然會用戰爭威脅帝國。狄奧多西的大臣很羞愧地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他們已經不再有權力可以管轄勇敢要求獨立的這群人。

匈奴國王只有站在平等的立場去與阿茲穆斯人談判。他們要求歸還一些牧人，這些人是在阿茲穆斯人發起的突擊中，連帶著牲口一起被擄走的，他們於是扣留匈奴人，作為同伴安全的保證。匈奴人同意進行嚴密的調查，但沒有結果。他們不得不信誓旦旦地說沒有拘留該市任何俘虜，才得以從阿茲穆斯人手中接回倖存的兩個匈奴人。阿茲穆斯人鄭重發誓其餘的匈奴俘虜已死在劍下。阿茲穆斯人還說，他們會立刻解決掉那些曾經發誓保護公眾的安全、如今卻叛逃的羅馬士兵。阿提拉對他們的莊嚴宣言感到滿意，但事實上卻是受到了欺騙。也許詭辯家會因為傾向於奧古斯丁的嚴厲訓示，或是偏向聖傑羅姆和聖克裡索斯托的溫和脾氣，而指責或原諒這種謹慎而故意的掩飾。但是每個士兵和政府官員都應該知道，要是人人都像阿茲穆斯人一樣，激起奮發圖強的精神，蠻族就不會踐踏帝國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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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羅馬人和匈奴人雙方相互派遣使臣的狀況(448A.D.)

要是狄奧多西喪失榮譽能夠換取可靠而穩固的安寧，或是他的怯懦沒有帶來更多的損害，說實在話，這倒是讓人感到意外。拜占庭宮廷連續受到五六位使臣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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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提拉派來的大臣不斷對東羅馬施加壓力，提出他們對新近簽訂的條約執行過於遲緩或產生諸多缺失。他們列出流亡人員和逃兵的姓名，說這些人仍舊受到帝國的保護。使臣同時用比較溫和的口氣宣稱，除非他們的君主能夠立刻得到滿意的答覆，否則他不可能也沒有意願平息國內那些好戰部族亟鬚髮洩的怒氣。除了這些出於驕傲和利益的動機，使得匈奴國王不斷要進行談判以外，他的內心還有一些不光彩的念頭影響到他的行為，那就是如何奪取敵人的資源使自己的寵臣更為富有。君士坦丁堡的宮廷為了獲得使臣的友誼，以及他的那些主要下屬和隨從的幫忙，以便提出對帝國有利的報告以維持和平，花費了巨額的財富，甚至使得國庫都無力負擔。蠻族的大臣受到慷慨的接待，讓他們的君主很有面子。他很愉快地計算這些禮物的價值及豪華程度，並且嚴格要求帝國兌現每個承諾，以增加手下大臣的財富。

阿提拉把樞機大臣君士坦提烏斯的婚姻，當作國家重要事務來處理。
[64]

 這個高盧的投機分子是埃提烏斯推薦給阿提拉的，他曾經為君士坦丁堡的大臣服務，當時定好的報酬是給他找一個富有而出身高貴的妻室，薩頓尼烏斯的女兒被選中為國家盡一份義務。這位滿心不願的受害者後來家中發生事故，產業被很不公正地被籍沒，使得愛慕者原來充滿熱情的心冷淡下來。但是他仍舊以阿提拉的名義提出要求，按照過去約定的條件來決定選擇聯姻的對象。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拖延以及提出各種借口以後，拜占庭宮廷只得把阿爾馬提烏斯的遺孀當作犧牲品，送給傲慢無禮的外鄉人。無論是家世、財富還是容貌，她在羅馬貴婦人之中都可謂無出其右。

阿提拉對於在君士坦丁堡糾纏不休和到處施壓的使臣，定出他們的歸國時期。同時他基於虛榮心作祟，一直在盤算帝國派出使臣的層級和地位，於是他抱著關切的態度答應，只要使臣有執政官的位階，他會親自遠赴撒爾底迦去迎接。狄奧多西的御前會議以撒爾底迦的狀況已經殘破不堪為由，完全規避他所提出的意見。同時暗示，不論是軍隊還是宮廷的官員，都有資格和西徐亞最有權勢的君主展開談判。馬克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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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受到尊敬的廷臣，在政府和軍隊任職，他不僅經驗豐富，能力也受到肯定，勉強接受困難重重而又極為危險的任務，要與怒氣填膺的匈奴國王折衝樽俎。他的朋友、歷史學家普裡斯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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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很高興能有機會觀察處於和平與家居狀態中的這位蠻族的英雄人物。但使臣暗地裡負有機密的任務，是極關重要且必須保密的犯罪行動，只讓通譯維吉利烏斯一個人知道。在匈奴人的上一任使臣中，奧列斯特是潘諾尼亞行省有貴族身份的臣民，埃德康是錫裡人部族英勇的酋長，在同一時間離開君士坦丁堡回到皇家營地。他們寂寂無名，但他們的兒子卻有非常特殊的機遇，對比之下更是大放異彩。阿提拉的兩位臣屬，竟然分別為西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皇帝以及意大利第一個蠻族國王的父親。

使節帶著大批隨行人馬，第一站在撒爾底迦休息，離君士坦丁堡的距離有350英里，大概要走13天的行程。殘存的撒爾底迦仍舊劃分在帝國國境之內，羅馬人有責任盡地主之誼。省民供應足夠食用的牛羊，並邀請他們參加場面盛大而飲食精美的晚餐。但因彼此對事物看法不同，再加上說話不謹慎，因而擾亂了和諧的氣氛。大臣忠誠維護皇帝的尊嚴和帝國的偉大，匈奴人用同樣的口氣，讚譽常勝君主的光榮事跡。維吉利烏斯的阿諛之詞輕率且不當，火上加油，引起雙方爭執。他表現出衝動的態度，拒絕承認神聖的狄奧多西僅是凡人。馬克西明與普裡斯庫斯費盡力氣才轉換了這個話題，安撫蠻族心頭的怒氣。當埃德康和奧列斯特從座位上起來時，皇家的使臣送給他們貴重的禮物，是絲質長袍和印度珍珠，他們很感激地接受。但奧列斯特忍不住暗示，過去他並沒有收到過如此尊貴和慷慨的禮物，好像是在暗示他不過是個文官，無法與埃德康世襲貴族的位階相比。這使得埃德康在奧列斯特的心目中成了一個可疑的朋友，而他自然就成為了與之水火不容的敵人。

經過這次招待以後，他們從撒爾底迦趕了100英里路到納伊蘇斯。這座繁榮的城市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出生地，現在已經成為一片焦土。居民不是被殺就是逃難離開，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等無法行動的人，仍舊獲准留在破損不堪的教堂裡，苟延殘喘地活下去，前景真是萬分淒涼。整個區域的地上散佈著被殺人員的骸骨，使臣行進的方向是西北方，穿過現在塞爾維亞的山區，進入佈滿沼澤的平原，多瑙河在前面擋住去路。匈奴人成為了這條大河的主人，他們的航運主要靠巨大的獨木舟，這種舟是把一根大樹幹的中間挖空做成的。狄奧多西的大臣安全抵達對岸，跟他們在一起的蠻族同伴急著趕到阿提拉的營地。營地同樣已經準備好提供打獵的娛樂，當然也隨時可以進行戰爭。

馬克西明離開多瑙河大約2英里，就開始體驗到征服者的無理取鬧。他想把帳篷架設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山谷，結果受到很嚴厲的制止，說是要與皇家的居所保持相當的距離，這種敬畏之心不容侵犯。阿提拉的大臣一直在對他施壓，要他如實供出真正的企圖，以及皇帝親自交代的只讓他聽到的事情。馬克西明顧左右而言他，這時他感到很困惑，在神聖的會議裡決定的秘密，就是在神明面前也不曾洩露，敵人怎麼會知道？於是皇家使臣拒絕接受這種羞辱說辭，表示要立即歸國，接著又撤消命令，之後又故伎重演。匈奴人一直想要讓堅持立場的馬克西明順服，卻始終無法稱心如意。最後，在奧尼吉修斯的兄弟斯科塔的求情下，送出很昂貴的禮物才獲得了大臣的友誼，同意幫忙安排皇家的覲見，但是沒有得到阿提拉確切的答覆，使臣不得不向北方進行長途的旅程。阿提拉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要在同一個營地接見東部和西部帝國的使臣。整個行程受到嚮導的管制，休息的時間和趕路的行程都被嚴格規定，有時還要離開大路，完全只是為了國王的方便。羅馬人橫越匈牙利的平原時，猜測他們用獨木舟或是輕便的船隻渡過了幾條可以通航的大河。但是我們有理由懷疑，蒂薩河(或稱提比斯庫斯河)是條蜿蜒曲折的河流，他們在不同位置渡的河其實是同一條，只是稱呼的名字不一樣而已。

他們從鄰近的村莊接受糧食的供應，都能按時送到而且數量很豐富，只不過用蜜酒替代了葡萄酒，拿粟米當作麵包，還有一種烈酒名叫卡姆斯，根據普裡斯庫斯的說法是用大麥蒸餾釀造而成。
[67]

 這些食物對於過慣君士坦丁堡奢侈生活的人來說，實在是粗糲得難以入口。但是在他們偶然遭到不幸時，能夠從慷慨而好客的蠻族那裡獲得援救。然而同樣也是這些蠻族，在戰爭中是那樣的恐怖、殘忍、暴虐與無情。使臣將營地設置在一個大沼澤的邊緣，一陣強烈的暴風雨突然來襲，在隆隆雷聲和閃電之中，帳篷都被吹塌，行李和器具全都浸在水中。隨從都分散開來，在黑夜裡亂竄，無法找到正確的道路，大家都為未知的危險感到憂慮不已。這時他們聽到鄰近村莊居民的喊叫聲，大家這才把狀況弄清楚。這個村莊是布勒達孀婦的財產，沒過多久，他們就看到了明亮的火光，那是她們很善心地用蘆葦生起的一堆大火。羅馬人的需要甚至慾望都獲得了滿足，對於布勒達孀婦非常特殊的禮儀感到困窘不安。她送來一些美麗而討人歡心的少女，來安慰他們旅途的寂寞。他們在第二天日出後決定再休息一會兒，好把行李找到並曬乾，讓人員和馬匹恢復精力。等到傍晚啟程之前，使臣特別對村莊善心的夫人表示感謝，送給她銀杯、紅色毛線、乾果和印度胡椒等非常值錢的禮物。等到這趟冒險結束後，又加入阿提拉的行軍隊伍，中間有六天與本隊分開，然後緩慢走向帝國的都城，在數千英里廣袤的空間沒有遇到一座城市。


 七、東部使臣在阿提拉宮廷的所見所聞(448A.D.)

要是我們能相信普裡斯庫斯對阿提拉都城的地理位置的含糊敘述，看來它應該位於多瑙河、蒂薩河與喀爾巴阡山之間，坐落在匈牙利平原上，可能就在阿格裡亞或稱托開伊的傑茲貝陵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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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時不過是一處臨時營地，等到阿提拉久住以後，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很大的村莊，用來容納他的宮廷和追隨在身邊的部隊，還有成群無所事事或忙忙碌碌的奴隸和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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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尼吉修斯發起建造的浴場是唯一運用石材的建築物，全部材料從潘諾尼亞運送過來。由於鄰近地區甚至連大木料都很缺乏，我們也許可以猜測這個皇家村莊所用的房舍是用麥秸、泥土或帳幕搭蓋。地位顯赫的匈奴人使用木屋，建築物的大小和裝飾，依據屋主的階級、財富和品位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都表現出大而無當和粗俗的樣子，分佈的狀況倒是講求秩序而且也很對稱，建築物愈靠近君王，則居住於其中的主人愈為尊貴。

阿提拉的宮殿在他的統治區域內比所有的屋舍都要華麗宏偉，全部都用木材建造而成，佔地非常廣闊，外面圍繞著高聳的宮牆(或稱圍欄)，用光滑的方木構成，在四角建有高塔，作用不完全是用來防衛，同時也是一種裝飾。宮牆把整座小山的平緩斜面全部圍進去，包括很多各式各樣的木質建築物，供皇室人員使用。阿提拉有眾多的妻妾，每人都被分派了一所獨立的房舍，不像亞洲人有那樣大的猜疑之心，用嚴格的規定和狹隘的氣量把她們監禁起來。她們能夠保持文雅的風度接受羅馬使臣的覲見，供給飲食的款待，就是光明正大地行擁抱禮也沒有關係。

馬克西明獲得皇后塞爾卡接見，他讚賞她住的宮殿建築極為華麗，有高聳的圓柱和各式各樣漂亮的木質結構，它們被打磨或雕琢成奇形怪狀的樣子。他細心觀察後發現其極富裝飾的意味，而且比例非常勻稱且優美。大門有侍衛保持警戒，使臣通過以後被引導至塞爾卡的私人接待室。阿提拉的妻子坐在柔軟的臥榻上，也可以說是躺著接見使臣的來訪。地板上面鋪著地毯，侍女在皇后的四周圍成一圈，還有一些宮女坐在地上，正在刺繡做活計。蠻族的武士身上穿著美麗紋飾的服裝，匈奴人很驕傲地展示這些財富，這是他們獲得勝利的成果和證據。各式各樣的馬具、所佩帶的刀劍，甚至於所穿的鞋子，都裝飾著黃金和貴重的寶石。他們的餐桌上擺滿各種餐具和高腳酒杯，金銀製作的瓶器和酒具，很多是希臘工匠或藝術家所製造的精品。只有國君擺出高傲的姿態，仍舊堅持要過西徐亞祖先單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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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衣著、兵器和馬匹的配件都很樸素，沒有任何裝飾，只有一種顏色。皇家的餐桌上只有木頭杯子和盤子，肉類是唯一的食物，北國的征服者從來不吃麵包之類的奢侈品。

阿提拉第一次在多瑙河畔接受羅馬使臣的覲見時，他的帳幕被英勇無敵的侍衛所圍繞。蠻族的國君坐在木椅上，嚴肅的面容、憤怒的神色和暴躁的語調，使得生性剛毅的馬克西明也不禁大吃一驚。維吉利烏斯更是膽戰心寒，他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對的危險狀況。要是阿提拉不尊重國家之間約定俗成的規則，就會把欺君的通譯釘在十字架上，讓他那腐爛的身體去餵飽兀鷹。國君親自拿出一份很完整的清單，叱責維吉利烏斯如此大膽，竟敢欺騙他說只發現17個逃兵。但是他又帶著高傲自大的態度宣稱，他覺得為這些逃亡的奴隸發生爭執是很丟人的事。狄奧多西把防衛行省的任務托付給這些軍隊，他對他們的無能表示出輕視之心。他接著說道：「在面積廣大的羅馬帝國境內，無論是哪種堡壘，哪種城市，如果他們自認堅固安全且難以攻克，就懷抱著能夠繼續存在的希望，那真是太天真了，事實上，只要我們高興，它們就會化為齏粉!」他赦免了通譯，不過，他強制要求等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後要把人全部歸還，同時要派地位更為顯赫的使臣前來交涉。

這時他的怒氣逐漸平息下來，當天家中的喜事也緩和了他那凶狠的脾氣。他要與伊斯拉姆的女兒結婚，在道路上接受大家的祝賀。阿提拉在皇家村莊的入口舉行奇特的典禮，大群婦女出來迎接她們的英雄也是她們的國君。她們走在前面排成兩隊很長的行列，列與列之間拉開白色的亞麻紗布，兩邊的婦女將其高高舉起來，在由年輕處女組成的歌唱隊上方形成一個罩幕，用西徐亞語唱著慶祝婚禮的頌歌。寵臣奧尼吉修斯的妻子帶著一群女性隨從，在自己家門口向返回皇宮的君王致敬。按照當地的習俗，她準備好酒和肉，用款待來表示自己的效忠之意。等到君王很親切地表示要接受她準備的禮物時，僕人就將銀製的小桌舉到適當的高度，這時他騎在馬背上。當阿提拉用嘴唇接觸到酒杯以後，奧尼吉修斯的妻子再度向他祝福，然後他繼續前進。

阿提拉的住處位於帝國中心，不會在後宮浪費時間過安逸的日子。匈奴國王要維持高高在上的地位，就不能逃離公眾的注視。他經常要主持會議，召見各國使臣。他的人民把他視為上訴的最高法庭，按照東方的習慣，他有固定的時間在木造皇宮的大門口，聽取人民的訴願。阿提拉用歡宴接待西徐亞人的王侯和貴族，東部和西部的羅馬使臣兩次受到邀請。馬克西明和他的同僚在門楣前停下來，虔誠地酹酒祝福匈奴國王身體健康、萬事順遂，然後被引導到寬廣大廳的座位上。皇家的餐桌和臥椅鋪著地毯和亞麻布，在大廳的中央高出地面的位置有幾個台階。只有阿提拉的一個兒子、一個叔父或是他所喜愛的國王，可以陪著他共享簡單而清淡的飲食。在他的兩邊按次序擺著兩排餐桌，每桌有三到四位客人。右邊是受到尊敬的上位，羅馬人有自知之明，他們的位置在左邊。貝裡克是位名不見經傳的酋長，可能是哥特族人，竟然坐在狄奧多西和瓦倫提尼安的代表前面。蠻族國君從侍酒者手裡接過盛滿葡萄酒的長腳杯，慇勤有禮地喝下，向最顯赫的來賓祝福。這位貴賓從座位上站起來，用同樣的禮節以效忠的誓詞表示他的尊敬。這種儀式一直繼續下去，直到每個人或者說至少是宴會中有地位的人士，全都受到國君的歡迎和祝福。只要每道菜送到桌上就要重複這種儀式，一共有三次之多，這樣就已經用去相當多的時間了。等到所有菜餚全部撤下去，酒還是會繼續供應。兩個使臣保持清醒和正常的狀態離開夜間的宴會以後，匈奴人還是繼續盡情痛飲，不醉不休。

然而在他們告退之前，有幸見識到這個民族在歡樂宴會中所表現出來的禮儀。兩位西徐亞人站在阿提拉的臥椅前，朗誦自己所寫的詩篇以頌揚君王的英勇和勝利。大廳立刻陷入深邃的寧靜，和諧的聲音吸引來賓的注意，他們全部沉醉在永恆的回憶之中。武士的功勳受到讚頌，眼裡閃爍著衝鋒陷陣的光輝，等不及要躍馬浴血奮戰。老人流出失望的眼淚，他們再也無法分享戰爭的光榮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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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娛樂方式可以培養他們的武德。接著就是詼諧的鬧劇，倒是能夠達到雅俗共賞的程度。一個摩爾人和一個西徐亞人小丑，他們那種畸形醜陋的面貌、荒謬可笑的服裝、滑稽逗趣的姿態、荒誕諷刺的言辭，把拉丁語、高盧語和匈奴語混淆運用，用讓人無法理解的奇腔怪調，激起粗俗觀眾的哄堂大笑，整個大廳迴響著歡呼的聲音，充滿快樂的氣氛。在這種縱情喧鬧的狂歡場合，只有阿提拉神色未改，保持堅定不為所動的態度，一直到他最年幼的兒子伊爾納克進來之前，都沒有絲毫的鬆懈。他帶著笑容用父愛的慈祥擁抱他的小孩，用手溫和地捏一下他那細嫩的面頰，流露出他的偏袒和溺愛。畢竟預言家曾說，伊爾納克在未來要成為家族和帝國的中流砥柱。

兩天後，使臣再次接到邀請，有機會感謝阿提拉的文雅風度和待客之道。匈奴國王花了很多時間與馬克西明進行親切的交談，但是慇勤的態度突然被粗魯的言辭和傲慢的指責所打斷。他之所以發怒是出於圖利的動機，為了樞機大臣君士坦提烏斯的私人要求，他表現出非常失禮和唐突的行為。阿提拉說道：「皇帝很久以前答應為君士坦提烏斯找一位富有的妻室，要是讓他感到失望，那麼羅馬皇帝就是一個說謊的騙子。」使臣在第三天告辭歸國，有幾名俘虜不停地向他乞求帶他們回國，經過匈奴人同意並付出合理的贖金後，他們獲得了自由。除了皇室的禮物之外，每位西徐亞貴族都送給他一匹馬，作為最貴重而有用的禮物。馬克西明沿著原路返回君士坦丁堡，與阿提拉的新使臣貝裡克同行。雖然兩人不小心產生爭執，但馬克西明只要想到自己艱辛的旅程對於維持兩國的聯盟與和平有所貢獻，就覺得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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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東部帝國唆使謀害匈奴國王阿提拉之始末(448A.D.)

但羅馬使臣根本不知道，在發誓要信守約定的表面下，隱藏著謀害對方的企圖。當埃德康注視著富麗堂皇的君士坦丁堡，不僅感到驚奇萬分而且生出羨慕之心。通譯維吉利烏斯發現了這種狀況，就安排埃德康與宦官克裡薩菲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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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下見面交談，要知道現在是克裡薩菲烏斯掌握皇帝統治帝國。經過幾次會商後，他們相互立下重誓。這個宦官無論是個人的情緒或經驗，根本沒有展現一點大臣的氣質和風範，竟提議讓埃德康去謀害阿提拉，事成以後給予他一生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匈奴使臣聽到這個誘人的提議，表現出熱烈的情緒，認為他有能力也很容易執行這一血腥的行動。整個計劃通知了御前大臣，虔誠的狄奧多西也同意暗殺不共戴天的仇敵。

但這個奸詐的陰謀活動最後還是失敗了，可能是埃德康事先的偽裝，要不然就是事後反悔。雖然他可能誇大了對他所同意的背叛的痛恨，但他巧妙地盡快承認了自己的罪行。要是我們回顧馬克西明使臣所受的待遇，以及阿提拉所表現出的言行，就會不禁對蠻族感到欽佩。他們尊奉待客之道，明知這位使臣要圖謀殺害阿提拉的生命，還是把他看成是國君的大臣，盡心款待讓他安然返國。但是維吉利烏斯的輕舉妄動反倒露出了破綻，等他回到皇家的營地，意識到自己犯下的罪行以及身處的危險的狀況，於是在他兒子的陪伴下，帶著裝滿黃金的沉重錢袋逃走。這些黃金都是受寵的宦官提供的，用來滿足埃德康的需要，買通侍衛好獲得他們的效力。通譯很快被捕，他被拖到阿提拉的法庭，一副色厲內荏的模樣，滿口喊冤，等到被威脅要立即處死他的兒子後，他才不得不一五一十吐露所有的犯罪細節。貪財的匈奴國王用贖金或籍沒的名義，接受了200磅黃金，饒了叛徒一命。何況他認為殺了這種人反而污了他的刀，應該要找最高貴的對象來發洩他的憤怒。

阿提拉立即派出使臣伊斯勞和奧列斯特前往君士坦丁堡，帶著一份強制執行的命令。對兩個使臣而言，照著阿提拉的意思去做總比違抗旨意要安全得多。他們一無所懼地進入皇宮準備覲見，奧列斯特的脖頸上掛著那個非常重要的錢袋，質問站在寶座旁邊的宦官克裡薩菲烏斯，要他承認這就是他犯罪的證據。但譴責的任務由地位更高的伊斯勞負責，他用莊嚴的態度對東部皇帝說出了下面一段話：

狄奧多西的父母地位崇高、受人尊敬；阿提拉同樣是高貴家族的後裔，他的行為配得上從他父親蒙德祖克那兒繼承的地位和榮譽。但狄奧多西同意支付貢金的行為，已經踐踏了他父親的尊嚴，把自己貶到奴隸的身份。在這種狀況下，他要尊敬無論是運道或功勳都位居他之上的人，而不是像一個可惡的奴隸那樣，在暗中圖謀殺害他的主子。

阿爾卡狄烏斯的兒子只習慣奉承的聲音，聽到眼前的匈奴人用嚴厲的語氣說出實情真是驚訝不已。他羞愧滿面且全身戰慄，對於伊斯勞和奧列斯特提出的要求，甚至不敢直接拒絕，只能說不願砍下克裡薩菲烏斯的頭顱。於是他派遣地位崇高的使者，帶著大隊兵力和許多名貴禮物，前去安撫阿提拉的怒氣。這次他選派了諾米烏斯和安納托裡烏斯作為使臣，應該可以滿足阿提拉的虛榮。這兩位大臣的位階分別是執政官和大公，前者是帝國掌管金庫的財務大臣，後者是東方軍隊的主將。阿提拉親自到德倫可河畔迎接使臣，雖然開始時，裝出憤懣的神色和傲慢的姿態，但等他聽到求情的言辭和看到奉上的豐厚禮物後，他的怒氣也就逐漸平息下來。他親口赦免了皇帝、宦官和通譯的罪行，願意遵守誓言履行和平條約規定的事項，釋放大量俘虜，對於流亡人員和逃兵不再理會他們的死活，歸還多瑙河以南大片區域——原來他是準備將這個地區的財富和居民全部遷移的。但是這個條約還是要花大量金錢，否則這些錢就要被用來支撐一場慘烈而持久的戰爭。狄奧多西的臣民被迫加稅，只為了贖回那一無是處的宦官，然而他們如果能見到他被處死，就是花再多錢也會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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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狄奧多西的死亡以及普爾喀麗亞和馬西安的繼位(450A.D.)

愧赧一生的狄奧多西皇帝活在羞辱環境中的日子並不太長。他在君士坦丁堡附近騎馬射獵，發生意外摔到呂庫斯河裡，墜落時脊背受傷，過了幾天就逝世了，享年50歲(公元450年7月28日)，在位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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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姐姐普爾喀麗亞一直利用宦官，在暗中發揮極其有害的影響力，保持自己的權勢，控制著政府和教會的事務。現在她順理成章獲得帝國上下的一致推崇，正式成為東方的女皇，也是羅馬人第一次承認女性的統治。

普爾喀麗亞一登基，為了平息眾怒，斷然採取行動，不經合法審判，就將宦官克裡薩菲烏斯處死在城門前。貪婪的寵臣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不僅證明他罪有應得，也是死有餘辜。在教士和民眾的歡呼聲中，女皇並沒有忘記性別帶來的偏見和危害，為了預防民眾在背後發出不滿的怨言，她非常明智地決定要選擇一個共治者，他會永遠尊敬妻子的優越地位和處女貞操。她將自己許配給馬西安，他大約有60歲，是元老院的議員，成為普爾喀麗亞名義上的丈夫，接受皇帝的紫袍(公元450年8月25日)。他的宗教熱忱在堅持正教的信條上表現無遺，正統教會對他讚不絕口，這些信條是在卡爾西頓的宗教會議中制定。

但是馬西安的言行舉止，不論是私人生活還是以後登上帝座，都可以通過事實證明：在連續兩代世襲君王的衰弱統治幾乎要使政府解體以後，唯有他能夠鼓起鬥志恢復帝國的生機。他生於色雷斯，接受的是軍事教育，之後成為職業軍人。但他年輕時境遇坎坷，過著貧窮和不幸的生活。當他第一次到達君士坦丁堡時，全部家財只有200個金幣，還是借自一個朋友。他在阿斯帕爾和阿爾達布裡烏斯父子手下服務19年，不僅在軍中服役，還替他們處理家務，追隨這位權勢極大的將領，從事波斯戰爭和阿非利加戰爭，在這位將領發揮影響力加以支持之下，他獲得護民官和元老院議員的榮譽職位。馬西安的個性溫和而且很有才幹，即使受到他的恩主的尊敬和青睞，也不會讓恩主產生猜忌之心。他看到這樣一個貪污和專制的政府，已經濫權到極為嚴重的狀況。他宣稱改革勢在必行，他的榜樣也為他倡議修改的法律增加了威嚴和力量。


 第三十五章 阿提拉進犯高盧，為埃提烏斯率西哥特人所擊退 阿提拉入侵意大利後被迫撤離 阿提拉、埃提烏斯 和瓦倫提尼安三世相繼逝世(419—455 A.D.)


 一、埃提烏斯的出身家世以及與蠻族的關係(433—454A.D.)

馬西安的著眼點是要避免戰爭，盡可能保持安全而光榮的和平。但他非常瞭解，要是統治者顯示出怯懦的避戰態度，和平就沒有光榮與安全可言。阿提拉一直無禮地施壓，認為羅馬應該支付每年的貢金。馬西安基於這種立場，用相當的勇氣答覆對方的要求。皇帝對蠻族很明確地表示(450 A.D.)，他們不能再提出貢金來侮辱羅馬的尊嚴。他的處理原則是，只要盟國保持忠實的友誼，就會獲得慷慨的報酬；要是膽敢破壞國家的和平，他會率領部隊運用武力，擊退蠻族的進犯。使臣阿波羅尼烏斯在匈奴人的營地，也用同樣的語氣表示了他的看法，很大膽地要求安排他與阿提拉進行面談，否則就不贈送禮物。出乎阿提拉意料，墮落的羅馬人竟會展現出充滿尊嚴的神色，對可能的危險擺出藐視的態度。阿提拉威脅要懲罰狄奧多西繼承人的輕舉妄動，但是他對率領無敵大軍，究竟先攻打東部帝國還是西部帝國，始終舉棋不定，這時世人等待他的決定，無不感到憂心如焚。

阿提拉派遣使臣同時對拉文納和君士坦丁堡的宮廷發起挑戰，用傲慢的言辭侮辱兩位皇帝：「阿提拉是吾人的國主，亦是汝等的君王，特此命令汝準備宮殿，以待主上的大駕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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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族表現出輕視東羅馬人的樣子，認為過去經常對他們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所以決定要完成更光榮、更重要的偉業，再轉用兵力來對付不堪一擊的敵人。匈奴人在入侵高盧和意大利的重大行動時，自然會被這些行省的富裕和興旺所吸引。但是對阿提拉而言，還有特別的動機和因素，只能解釋為西部帝國是在瓦倫提尼安的統治之下，直截了當地講，完全是埃提烏斯當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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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提烏斯在敵手卜尼法斯過世後，就躲到匈奴人的帳幕裡避風頭，無論是他當時的安全還是日後的東山再起，都可說仰仗盟友良多。對待西羅馬的宮廷，他沒有像一個有罪的放逐犯那樣苦苦哀求，而是率領6萬蠻族大軍要求特赦。普拉西狄亞皇后原本還不鬆口，但後來也只能遷就現實，這當然是因為力有不逮而心生畏懼，但表面上仍裝出一副仁慈寬厚的樣子，說願意饒恕他以往的過錯。她還把自己及兒子和西部帝國都交到這位倨傲無禮的臣民手裡，甚至連卜尼法斯的女婿都沒法保護。仁慈而又忠誠的塞巴斯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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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無情的迫害，被迫在各國尋找庇護，最後在為汪達爾人服務時不幸去世。埃提烏斯鴻運高照，很快擢升到最高的大公位階，成為國家的元老重臣，並曾三次獲得執政官殊榮，以騎兵和步兵主將的頭銜掌管全國的軍事武力，當時的作者也稱他為西羅馬帝國的公爵或主將。他之所以盡全力讓狄奧多西的孫子保有紫袍，不是出於個人的德行，而是基於審慎的需要，也使得瓦倫提尼安在意大利享有和平與奢華的生活。這時身為大公的埃提烏斯呈現出一個英雄人物與愛國志士的榮光。

哥特歷史學家的說法很有見識，他認為埃提烏斯的一生是為了拯救羅馬共和國，隨後的描述雖然太過理想，但多數是實情，並非全屬阿諛之詞：

他的母親是富有而高貴的意大利人，他的父親高登提烏斯在西徐亞行省保有顯赫地位，逐漸從軍中家臣的裨校，晉陞到騎兵主將的要職。他們的兒子在未成年時就入伍擔任侍衛，開始是在阿拉裡克那裡做人質，後來又被送到匈奴人的營地。他不斷獲得宮廷文職和武將的高位，完全依靠極為優異的功勳，真是文武雙全，眾望所歸。埃提烏斯身材中等，但風度翩翩，強壯的肢體表現出力量、勻稱和敏捷，各種軍事技術高人一等，不論騎術、箭術還是標槍投擲都極為卓越。他有很強的忍耐力，能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幹活，直到肉體和精神到達極限。他具有真正的勇氣，不僅藐視危險，而且就是受傷也毫不畏懼，所以他那堅定而又正直的心靈，根本不會受到腐化、欺騙或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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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戶在西部行省的蠻族，逐漸被教導要尊敬埃提烏斯大公的誠信和英勇。他安撫蠻族的衝動情緒、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性、平衡他們的利害關係，同時還要阻止他們蠢蠢欲動的野心。他及時與根西裡克簽訂和平條約，保護意大利免於汪達爾人的蹂躪。獨立自主的不列顛人懇求並感激他全力的援助，在高盧和西班牙能恢復並維持皇室的權威。他在戰場上擊敗法蘭克人和蘇維匯人，迫使他們成為帝國最有助益的盟友。

埃提烏斯根據利害關係和衷心感激的原則，費盡心血培養與盟友匈奴人的感情。當他作為人質以及受到放逐，居住在他們的帳幕裡時，就經常與恩主的侄兒阿提拉親密地交談。這兩位著名的競爭對手還保持私人和軍事上的友情，顯然有私下的聯繫。後來還靠著相互饋贈禮物、派遣使者，以及讓埃提烏斯的兒子卡皮利奧在阿提拉的營地接受教育，來鞏固雙方的關係。埃提烏斯身為帝國重臣，以保持表面上的感恩和忠誠來掩飾內心深處對匈奴征服者的憂慮，因為對方一直用強大的武力壓迫著兩個帝國。他對於阿提拉提出的需求只有順從，要不然就是盡量找理由來搪塞。當阿提拉攻佔一座城市據有合法的戰利品以後，發現自己受到欺騙，有一些金瓶被人盜走，埃提烏斯立即派遣諾裡庫姆的總督前往解釋，不致因他的抱怨而擴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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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使臣在皇家村莊與馬克西明和普裡斯庫斯的談話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英勇和審慎的埃提烏斯還無法使西部的羅馬人免於繳納羞辱的貢金。然而他運用極具外交手腕的政策，盡量延長有利的和平所帶來的優勢。他把匈奴人和阿蘭人的大軍納入自己的掌握中，用來防衛高盧，並在瓦蘭斯和奧爾良兩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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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安置一個蠻族殖民區。這是很有先見之明的措施，因為行動積極的騎兵隊可以確保羅訥河和盧瓦爾河兩處重要通道的安全。這些未開化的野蠻盟軍非常可怕，不僅是對羅馬的敵人來說，對羅馬的臣民也是如此。他們早期使用強迫的手段獲得居留地，在征服以後運用毫無節制的暴力。就是他們行軍通過的行省，省民也在敵意的壓迫下遭受各種苦難，他們對皇帝和帝國而言都是外來的陌生人。高盧的阿蘭人只為埃提烏斯的野心賣命，雖然他十分懷疑在與阿提拉發生戰爭時，這些人是否會背叛本族國王的陣營。所以這位大公想盡辦法限制和規勸，而不是激發他們對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蘭克人憎恨和仇視的心理。


 二、西哥特人和法蘭克人在高盧建立王國的濫觴(419—451A.D.)

西哥特人在高盧南部行省建立王國，實力逐漸增長並達到頂峰。這些野心勃勃的蠻族無論平時還是戰時，都對埃提烏斯的一舉一動保持高度的警覺。等到瓦利阿死後，哥特人的權杖被授予偉大征服者阿拉裡克的兒子狄奧多里克。他對這個易於衝動的民族的繁榮統治長達30年之久，可以充分證明他在身體和心靈兩方面的超凡活力支撐起了他深謀遠慮的行動。狄奧多里克無法忍耐狹小領地的約束，渴望據有極為富裕的政治和商業中心阿爾勒。但是埃提烏斯及時抵達並拯救了這座城市，哥特國王遭到相當損失，在很羞辱的狀況下解圍而去。埃提烏斯願意給他一筆補助金，勸他帶著好戰的臣民參加西班牙戰爭，然而狄奧多里克仍在等待，很急切地想要抓住機會重新進行原先的企圖。哥特人圍攻納博訥，貝爾京的行省同時受到勃艮第人入侵，羅馬的敵人明顯聯合了起來，國家的安全在各方面都受到威脅。埃提烏斯和他的西徐亞騎兵部隊，在各條戰線上都能堅定而成功地抵抗入侵者的進攻。兩萬勃艮第人在戰場被殺，剩餘的族人只有歸順，謙卑地接受薩伏伊的山區作為他們的依附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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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訥的城牆在攻城撞車的重擊下搖搖欲墜，居民忍受饑饉帶來的苦楚已到絕望的關頭。利托裡烏斯伯爵率軍銜枚疾進，要求每名騎兵只能帶兩包麵粉，然後衝過圍攻部隊的防線。蠻族立即解圍而走，8000哥特人的陣亡帶來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全要歸功於埃提烏斯指揮若定的才能。但是等到這位大公為一些公事，也可能是私人利益的問題，被倉促召回意大利，戰事交給利托裡烏斯負責指揮，立刻顯現出他的狂妄和僭越。須知指揮一翼的騎兵和指導一場重要的戰爭，需要完全不同的才能。他率領一支匈奴軍隊，非常魯莽地向著圖盧茲的城門前進，對敵人抱著毫不在意的輕視態度。他給圖盧茲帶來了災難，令他們表現得十分慎重，同時他表現出的態勢也逼得敵人不得不作困獸之鬥。

鳥卜的預言使利托裡烏斯產生非凡的信心，以為會進入哥特人的都城舉行凱旋儀式。圖盧茲的主教用狄奧多里克的名義，不斷對利托裡烏斯提出和平的呼籲。他過於信賴這群異教徒的盟軍，因此拒絕對方提出的有利條件。哥特國王在大禍臨頭的狀況下，展現出基督徒的虔誠和節制，表示絕不放棄祈禱，直到完成準備開始戰鬥。他的士兵受到武德精神和宗教狂熱的激勵，對利托裡烏斯的營地發起突擊，戰鬥非常膠著，雙方互有死傷。羅馬將領的潰敗原因在於孤軍深入，冒險輕進，敵人舉行了盛大的凱旋式，他被綁著通過圖盧茲的街道，受到長期羞辱的囚禁，悲慘的處境激起蠻族的惻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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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尚武精神和財務能力，在長期枯竭的狀況下遭到這樣嚴重的損失，確實很難恢復原狀。而與此同時，哥特人方面反而產生了進取的野心和報復的情緒。要是埃提烏斯親臨還不能重建羅馬人的實力和紀律，那麼哥特人就會將勝利的旗幟插在羅訥河的河岸上。兩支軍隊想要決一死戰，但是雙方的將領感到勢均力敵沒有必勝的把握，為了審慎起見就各自休戰，復交的行動維持了兩國長久而誠信的友好關係。西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確實值得臣民的愛戴、盟友的信賴和世人的尊敬。他有六個英勇的兒子護衛王座，他們在蠻族營地經過妥善的安排，很用心地演練各種實用的軍事技巧，也在高盧的學校學習羅馬法，了解法律和審判的原則。維吉爾充滿韻味的詩意，使蠻族粗暴的習性變得彬彬有禮。

哥特國王的兩個女兒分別許配給蘇維匯人和汪達爾人國王的長子，他們統治著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殘酷的根西裡克懷疑他的兒媳密謀毒害他，雖然毫無證據，卻對她施加割除鼻子和耳朵的懲罰。狄奧多里克的不幸女兒在毀容傷殘的狀況下，被很羞辱地送回圖盧茲的宮廷，這種毫無人性的行為在文明的時代不會發生，即使是旁觀者見到都難免流下同情的眼淚。狄奧多里克身為父親和國王，親情和責任使他發誓要對根西裡克造成的無法彌補的傷害進行報復。皇家的大臣對於蠻族間的爭執一直是喜不自勝，趕緊供應哥特人武器、船隻和金錢，好讓他們發起阿非利加的戰事。要不是愛耍手段的汪達爾人得到匈奴人的大力幫助，殘酷的根西裡克就會遭受致命的打擊。他用豐厚的禮物和迫切的懇求激起阿提拉入侵高盧的野心，使埃提烏斯和狄奧多里克無法達成所圖。
[84]



法蘭克人的王國仍舊被限制在下萊茵的鄰近地區，他們建立了明智的制度，讓墨洛溫貴族世家
[85]

 獲得王位的繼承權力，這些君王從擁有圓盾(也就是軍事指揮權)的人員中擢升。
[86]

 皇家式樣的長髮是出身和地位的標誌，
[87]

 淡黃色的頭髮經過仔細的梳理後，像濃厚的鬈發一樣垂掛在背後和肩膀上。其餘的族人要遵守法律和習俗的規定，將頭頂後部的頭髮剃掉，前面的頭髮梳好蓋住前額，可以留兩片八字鬍修飾自己的面容。法蘭克人高大的身材和藍色的眼睛，一望即知是淵源於日耳曼人血統，他們穿著緊身衣褲顯示出美好的體型和強壯的四肢，沉重的長劍懸掛在寬皮帶上，手執一面巨大盾牌保護軀體。這些好武的蠻族從幼年起就接受嚴格訓練，包括跑步、跳躍和游泳等項目。他們投擲標槍和戰斧，非常有準頭，對抗優勢的敵人也會毫不猶豫地前進迎戰，不惜生命也要維護祖先舉世無敵的聲譽。
[88]



克羅狄昂是第一個留著長髮的國王，可信的正史裡提到他的名字和事跡。他把住處安置在第斯帕岡
[89]

 ，這是位於盧萬和布魯塞爾之間的一個村莊，也可能是個城堡。法蘭克人的國王從派出的探子那裡得到報告，說是第二貝爾京行省
[90]

 處於毫無防備的狀況，只要稍加攻擊就會落入英勇的臣民手中。他採取大膽的行動，穿越卡邦納裡亞森林
[91]

 的灌木叢和沼澤地帶，佔領5世紀時高盧僅有的城市圖爾奈和康佈雷，他所征服的地區越過無人的荒野一直抵達索姆河。靠著近幾個世紀的勤奮努力，這裡才成為農耕地區，繁衍出了眾多的人口。當時克羅狄昂在阿圖瓦平原
[92]

 設置了營地，為了慶祝兒子的婚事，而忽略了自身的安全。埃提烏斯率領輕裝騎兵越過索姆河，在毫無預警和不受歡迎的狀況下蒞臨，使婚禮的喜宴為之中斷。沿著一條風景優美的小溪，擺在山坡陰涼地點的餐桌，全部都被粗暴地掀翻。法蘭克人在拿起武器排成陣式之前已被壓制，他們毫無效果的反抗只是白白使自己送掉性命。隨著隨軍的大車上堆滿戰利品，新娘和伴隨的女性也只有順從新的主人，他們可以對她們行使戰勝者的權力。

埃提烏斯的作戰經驗和積極作為使他佔得上風，克羅狄昂的軍事行動不夠謹慎，才使他蒙受戰敗的羞辱。但法蘭克國王很快恢復實力和名聲，仍保有從萊茵河到索姆河的高盧王國
[93]

 。在他英明的統治之下，也或許是由於臣民的進取精神，門茲、特裡夫和科隆這三個都城，都經受住了殘酷而貪婪的敵對行為的考驗。蠻族從殘破的特裡夫撤離，一直據有科隆，使得災禍延續很久。在40年的時間裡，特裡夫四次受到圍攻和洗劫，只留下荒無人煙的賽車場，顯示出他們所受的苦難。,
[94]

 克羅狄昂統治20年後逝世，兩個兒子都有繼位的野心，使王國陷入混亂之中。年幼的兒子墨洛維烏斯
[95]

 聽信讒言懇求羅馬的保護，西部帝國的宮廷接受了他的要求，讓他成為瓦倫提尼安的盟友和埃提烏斯大公的養子，並且帶著值得炫耀的禮物返國，給予他友誼和支持的保證。然而當他離國時，他的哥哥用同樣的熱情懇求阿提拉給予大力支援，匈奴國王很高興有這樣一個盟友，可以為他提供萊茵河這一極為便利的通道，同時有了光明正大的借口，能夠順理成章入侵高盧。
[96]




 三、霍諾裡婭的韻事與阿提拉入侵高盧(451A.D.)

當阿提拉宣佈他將支持盟友——汪達爾人和法蘭克人——的大業的同時，他帶著騎士般的浪漫精神，認為自己是霍諾裡婭公主的愛人和護花使者。瓦倫提尼安的姐妹在拉文納的宮廷接受教育，由於她的頭銜是奧古斯塔
[97]

 ，這樣高的位階使得最狂妄的臣民也不敢抱有求婚的指望，因而要想找到門當戶對的對象實在是非常困難。等到白皙的霍諾裡婭年滿16歲，開始對不斷讓她保持高貴儀態的要求感到厭惡，這使她無法享受愛情的快樂，空虛的豪華排場也難以讓她感到滿足。霍諾裡婭為此歎息不已，最終屈服在激情的本能之下，投身到寢宮總管尤金尼烏斯的懷抱中，她那懷孕的體態立即暴露了她的罪行和恥辱(只有專橫傲慢的男子才用這種荒謬的語氣)。普拉西狄亞皇后處理此事不夠謹慎，使皇家的醜事傳遍世界，之後她不得不對自己的女兒施加嚴格而羞辱的監禁，把她放逐到遙遠的君士坦丁堡。苦惱的公主留在狄奧多西的姐妹身邊，有一群特地挑選出的處女與之做伴，她不再有任何物質享受可言，所能做的只是在修道院中祈禱、齋戒和守夜，雖然滿心不願，卻也只得裝模作樣地勉強為之。她在那封閉的環境中一共度過了12或14年的歲月。

她無法忍受漫長而且毫無指望的獨身生活，這迫使她做出了極為大膽和鋌而走險的決定。阿提拉的名字在君士坦丁堡不僅眾所周知，而且使人聞之生畏，他不斷派遣使臣保持營地和皇宮的密切交往。普拉西狄亞的女兒為了追求愛情，或者是心存報復，放棄自己的責任和社會的成見，要自動投入蠻族的懷抱。事實上，他們的言語她根本不懂，他們的外表極為醜陋，而且他們的宗教和習俗都為人所憎惡。在一個忠誠宦官的幫助下，她送給阿提拉一枚戒指作為愛情的誓言，熱烈地懇請他公開宣佈要與她成為合法伴侶，因為他們之間已經私訂終身。匈奴國王對於這種不合適的以身相許，抱著冷淡和輕視的態度予以接受，與此同時不斷增加妻妾的數量，直到野心和貪婪喚醒他的愛意。入侵高盧成為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如果他能合法娶得霍諾裡婭公主為妻，就可以分享皇家的世襲財產和地位。他們的祖先在古代同樣用帶著敵意和專橫的方式，打中國皇帝女兒的主意。阿提拉對權力的訴求冒犯到了羅馬的尊嚴，宮廷用溫和的態度堅定地拒絕了匈奴使臣的要求，雖然有普拉西狄亞和普爾喀麗亞似是而非的前例可循，但宮廷仍很嚴正地否認女性對皇位的繼承權。同時霍諾裡婭已有不渝的婚約，可以拿來反駁西徐亞求愛者的要求。
[98]

 在發現她私下與匈奴國王聯繫後，有罪的公主被當成禍害，被君士坦丁堡宮廷打發送回意大利。雖然免除了她的死罪，但她在與名義上的丈夫舉行婚禮以後，被永久地囚禁起來，她只有暗自歎息自己的罪孽和不幸。霍諾裡婭要不是生為皇帝的女兒，這些災難都可以避免。
[99]



知名之士西多尼烏斯是土生土長的高盧人，他不僅學識淵博且辯才無礙，後來成為克萊蒙主教。他曾對友人承諾要寫出阿提拉之戰的真正史實。若非西多尼烏斯的謙遜令他放棄了創作這一有趣的作品，這位歷史學家就會以簡單的敘述呈現這些大事，而不像詩人那樣只會用含混而可疑的譬喻來暗示。從伏爾加河到多瑙河的日耳曼和西徐亞的國王和族人，都服從阿提拉黷武好戰的召喚。他的旗幟從位於匈牙利平原的皇家村莊開始向西方移動，前進700到800英里，抵達萊茵河與內卡河匯合口。忠於聯盟的法蘭克人在克羅狄昂長子的領導下加入匈奴人陣營。一大群輕裝的蠻族行動飄忽，到處剽掠，特別選擇了便於渡過冰封河流的冬季作為行動的時間。為數眾多的匈奴騎兵部隊，需要有豐富的牧草和給養，而這些只有在溫暖的季節才能獲得。黑希尼亞森林提供材料造船建橋，成千上萬帶著敵意的群眾擁入貝爾京的兩個行省，
[100]

 燒殺擄掠無所不為，整個高盧瀰漫著肅殺之氣。幸運逃過一劫的城市，按照傳統將得救歸功於奇跡發生和殉教士的保佑。
[101]

 特魯瓦的得救是聖盧帕斯的功勞；聖塞維提烏斯的早早離世，讓他免於見到通格裡被毀的慘象；聖熱納維耶芙
[102]

 的祈禱使阿提拉的行軍轉向，離開巴黎及附近地區。但絕大部分高盧的城市缺乏聖徒和士兵，被匈奴人圍攻，難逃毀滅的命運。就拿梅斯
[103]

 來說，匈奴人依照戰爭的慣例，沒有絲毫的心慈手軟，連在聖壇的教士和即將受洗的兒童，都慘遭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繁榮的城市陷入大火之中，只剩下聖司提反的禮拜堂仍屹然聳立。

阿提拉從萊茵河與摩澤爾河向著高盧的心臟地區前進，在歐塞爾渡過塞納河，經過辛勞的長途行軍以後，抵達奧爾良的城牆下紮營，想要佔領有利的位置，以控制盧瓦爾河附近的通路以確保勝利的成果。這次遠征行動主要依靠阿蘭國王桑吉班秘密的邀請，他要反叛帝國，答應出賣這座城市。但這樁叛逆陰謀被及時撲滅，使阿提拉大失所望。奧爾良新增的工事和堡壘加強了防備，匈奴人的突擊被信心十足的士兵和市民驅散。大家齊心協力堅守不退，阿尼阿努斯主教憑借神聖的地位和卓越的智慧，運用宗教的力量和策略來鼓舞士氣，直到援軍抵達。這是一場堅持到底的圍攻作戰，城牆在攻城槌的撞擊之下搖搖欲墜，匈奴人將郊區完全佔領。那些沒有能力手持武器守衛城市的居民，全都趴伏在地，向上天祈禱。阿尼阿努斯焦急地計算時日，派得力的人員到城牆的堞垛上，觀看四周遙遠鄉野的狀況。兩次回報都沒有帶來任何可以激起希望或帶來安慰的消息。終於，第三次報告提到遙遠的地平線出現了很小的一團煙霧，於是虔誠的主教用充滿信心的語氣大聲宣稱：「上帝派來的援軍到了!」全體民眾都跟著叫喊：「上帝派來的援軍到了!」大家注視著遠處的目標愈來愈大，變得愈來愈清晰，逐漸看到羅馬人和哥特人的旗幟，一陣順風吹散瀰漫在空中的灰塵，顯出戰力強大的陣勢。埃提烏斯和狄奧多里克帶著殺氣騰騰的騎兵部隊，迅速前來解奧爾良之圍。


 四、埃提烏斯與西哥特人結盟對付匈奴人(451A.D.)

阿提拉之所以能輕易進入高盧的心臟地帶，完全在於伺隙而動的策略和令人驚駭的兵力。他巧妙地以私下的保證緩和了公開宣告的鋒芒，對羅馬人和哥特人交互運用安撫和威脅的手段。拉文納和圖盧茲的宮廷這時還相互猜疑，竟然對於共同敵人的來臨漠不關心。埃提烏斯是國家安全的唯一保障，自從普拉西狄亞去世後，皇宮內部的黨派傾軋蔓延，他採取的諸般明智措施難免受到干擾。意大利青年聽到戰爭的號角聲響起，面無人色，嚇得渾身哆嗦。蠻族不論出於畏懼還是愛戴，都願意為阿提拉的大業獻身，懷著疑惑和貪婪的信念等待戰爭的勝利。西部帝國的大公率領一些人馬越過阿爾卑斯山，從實力和數量上來說都無法稱之為一支軍隊。等他到達阿爾勒或里昂時，獲得了令人困惑的信息，原先拒絕防衛高盧的西哥特人，現在公開宣稱他們要抗擊入侵的敵軍，決定要在自己的領土上擊退對手。

元老院議員阿維圖斯擔任過禁衛軍統領的要職，他在奧弗涅有產業，在那裡過著退休生活，現在被說服接受了使節的重要職位，充分發揮了他的才華並獲得巨大的成功。他對狄奧多里克提出忠告，他所面對的入侵者有吞併世界的野心，必須要聯合所有的力量，不能讓他各個擊破，如此才能發揮抵抗作用。阿維圖斯運用口若懸河的辯才，敘述他們的祖先遭到匈奴人傷害的狀況，匈奴人仍舊懷著仇恨把他們從多瑙河趕到比利牛斯山山麓，哥特人的武士聽了他的話無不激起滿腔熱血。他還努力鼓舞他們的鬥志，每個基督徒都有責任拯救上帝的教堂和聖徒的遺骸，不能使他們受到褻瀆神聖的侵犯。每個在高盧定居的蠻族都要基於個人利益，保護自己的土地和葡萄園，不能讓西徐亞遊牧民族肆意蹂躪。狄奧多里克聽了他的話，不禁口服心服，立即採取審慎而榮譽的措施，公開宣稱要成為埃提烏斯和羅馬人忠實的盟友，為了保護高盧的共同安全，犧牲自己的性命和王國亦在所不惜。
[104]



那個時代的西哥特人，無論是名聲還是實力都達到了巔峰狀況，大家抱著愉悅的心情接受戰爭的召喚，準備自己的武器和馬匹，集合在年邁國王的旗幟之下。這位老當益壯的君主帶著兩位年長的兒子——托裡斯蒙德和小狄奧多里克，決定親自指揮數量龐大而且英勇善戰的子民。有些部落和民族還在匈奴人和羅馬人之間舉棋不定，在哥特人做出了榜樣後頓時下定了決心。西部帝國的大公賣力工作，逐漸把高盧和日耳曼的部隊集結起來，這些人過去承認自己是帝國的臣民或士兵，現在卻為自願從軍索取報酬，要求以獨立身份獲得盟友的地位。所有的部族包括萊提人、阿摩裡卡人、佈雷翁人、撒克遜人、勃艮第人、薩爾馬提亞人、阿蘭人、裡普阿里人，以及追隨墨洛維烏斯、承認他為合法君主的法蘭克人。以上是埃提烏斯和狄奧多里克指揮下的雜牌部隊，要迅速前進解奧爾良之圍，準備與阿提拉的大軍決一勝負。
[105]



匈奴國王在對方進軍時，立即撤回了圍城的兵力，吹起號角召回遠處的部隊，他們正攻進一個城市要實施劫掠。
[106]

 阿提拉始終保持審慎的作為以指導勇敢的行動，他預想到如果在高盧的腹地戰敗，產生的後果將是全軍覆沒，於是他趕快退過塞納河，期望敵軍進入沙隆的平原地帶，一望無際的曠野適合西徐亞的騎兵部隊發揮戰力。但是，在秩序大亂的撤退行動中，羅馬人和盟軍的前鋒不斷壓迫阿提拉的後衛，引起激烈的戰鬥。在漆黑的夜晚和道路不明的狀況下，敵對的縱隊經常發生偶然的遭遇。在法蘭克人和格庇德人的一場血戰中，有1.5萬名蠻族被殺，這不過是為規模龐大的決定性會戰拉開序幕而已。卡塔勞尼亞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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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繞著沙隆在四周展開，一直延伸到整個行省。喬南德斯曾粗略估計，戰場面積約有150英里長、100英里寬，就是後來被稱為香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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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這面積遼闊的平原上有些起伏不平的地方，若能掌握制高點，就可以俯瞰阿提拉的營地。兩位將領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因此都極力奪取。年輕英勇的托裡斯蒙德首先佔領最高的小山頂，匈奴人正從對面費力向上進攻時，哥特人以雷霆萬鈞之勢從上面衝下來。誰要是佔據這個有利的地點，誰就有把握獲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憂慮的阿提拉請教祭司和腸卜師的看法，據說在檢查犧牲的內臟和切開它們骨頭以後，有神秘的預兆顯示他會在這場戰爭中失敗，同時他的主要對手也會滅亡。阿提拉這個野蠻人完全接受了這個說法，不禁對埃提烏斯的才能表示由衷欽佩。

匈奴人的個性中經常會出現意氣消沉的情緒，阿提拉也像古代的將領一樣，針對當前的狀況採取必要的手段，用充滿豪情壯志的演說來鼓舞部隊士氣。他以一位過去曾率領他們衝鋒陷陣、攻城略地的國王的口氣向他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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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提拉敦促大家考量過去的光榮、實際的危險和未來的希望。他們憑著天賜的運道，用勇氣打開了西徐亞荒野和沼澤的通路，使那麼多黷武好戰的民族趴俯在他們的腳下。他相信同樣的運氣會使他們贏得最終的勝利，在這場值得紀念的會戰中享受最大的歡樂。由於敵方採取審慎的作戰方式，而且結成了關係緊密的聯盟，並且佔據了有利的地形位置，因此阿提拉不得不用非常巧妙的表達方式，把這些說成是敵人畏戰的結果，而不是穩健的行動。他又說只有西哥特人是敵軍的主力和中樞，匈奴人可以任意踐踏墮落的羅馬人；他把敵軍密集的衝擊隊形解釋成膽怯的表現，敵人甚至無法支撐一天激戰所帶來的辛勞。這位匈奴國王把和軍人武德有關的準則，全都搬出來加以運用。他向臣民提出保證，受到上天保佑的戰士即使親冒敵人的槍矛，還是會非常安全，不會受傷。對那些退縮不前求饒的無恥敗類，永不失手的命運之神則會讓槍矛命中他的胸膛。阿提拉繼續說道：「我自己要投出第一支標槍，哪個可恥的倒霉鬼要是不敢照著君主的榜樣去做，就是自取滅亡。」

無畏的領導人以身作則，用語言和行動激勵部隊的士氣，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阿提拉順著部隊迫切出戰的高昂情緒，立即下令排成會戰陣形。最前列是勇敢又忠誠的匈奴人，他親自站在最中央的位置。那些對他的帝國表示臣服的民族，像是魯吉安人、赫魯利人、圖林吉亞人、法蘭克人、勃艮第人都在兩翼依次排開，佈滿卡塔勞尼亞原野的廣大空間。右翼由格庇德人國王阿達裡克指揮，統治著東哥特人的英勇三兄弟位於左翼，正好面對同宗的西哥特人。其他同盟部隊按照不同的方式列陣，阿蘭人國王桑吉班態度曖昧，就將他放在中央位置，行動受到嚴格監視，一旦發現反叛就立即加以懲處。

在羅馬人和西哥特人聯軍這方面，埃提烏斯負責指揮左翼，狄奧多里克在右翼，托裡斯蒙德仍舊佔領高地，逼得西徐亞軍隊要延伸側翼和後衛。從伏爾加河到大西洋的各民族都在沙隆的平原集結，但這些民族中有很多因派系傾軋、被人征服或對外的遷移而形成分裂，現在他們拿著同樣的武器和旗幟，相互做出威脅的動作。一場大規模的內戰一觸即發。


 五、沙隆會戰的經過及阿提拉的撤離(451A.D.)

希臘人和羅馬人最令人感興趣的民族習性，反映在他們的紀律和戰術方面。無論是色諾芬、愷撒或腓特烈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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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表現在軍事行動的認知和實踐之中。若對他們進行深入的研究，就可以增進毀滅人類的技術和能力(要是真想有所改進的話)。但沙隆之役之所以激起我們的好奇心，只是因為它的規模龐大無比而已，完全是由蠻族的盲目衝動所決定的。而對這場戰事加以敘述的又都是些擔任政府和教會的職務、對於軍事一無所知的懷有偏見的作者。不過，卡西多里烏斯與很多哥特人戰士親切交談，這些人曾參與那場令人難忘的戰鬥行動。他們說：「那是一場凶狠頑強、變化無常、血流成河的會戰，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的任何時代，都沒有一場戰爭能夠與它相提並論。」被殺人數總計是16.2萬人，而另一份資料則記錄為30萬人。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雖有誇大之嫌，但至少可以表明真實的損失，能夠讓一個歷史學家振振有詞地指責，瘋狂的君王僅僅在一個小時內，就消滅了整整一個世代的人類。

雙方先是使用投射武器交戰，這時西徐亞人的弓箭手憑著技術，明顯佔了上風，接著就是兩軍的騎兵和步兵廝殺。在國王注視下進行戰鬥的匈奴人，突破盟軍部署較弱且行動遲疑的中央部分，使得兩翼分離，不能相互支援，匈奴人迅速調動兵力到左翼，運用全部力量對付西哥特人。狄奧多里克為了鼓舞士氣，騎馬沿著隊列來回奔馳，受到東哥特貴族安達吉斯用標槍給予的致命一擊，從馬上摔落下來。受了致命傷的國王陷身於混戰之中，被自己的騎兵踐踏，這個重大的死亡事件正好印證了腸卜含混的預兆。阿提拉深信自己已勝利在望，這時勇敢的托裡斯蒙德從小山上衝下來，使得預言的另外一半也獲得證實。在阿蘭人逃走或戰敗的狀況下，陷入混亂的西哥特人又逐漸恢復了會戰的陣列，阿提拉只得被迫後撤，匈奴人毫無疑問已被擊潰。阿提拉奮不顧身，像一個普通士兵那樣向前猛衝，但中央的部隊卻因過於深入，而將兩翼的陣列都落在後面，以致攻擊無法獲得強大的支援，而且側翼也缺乏掩護。後來在黑夜的掩護下，西徐亞和日耳曼的征服者才得以避免全線潰敗。他們撤退到用來加強營地防禦的大車構成的圈子裡，騎兵部隊全部下馬，準備進行武器不合手、心情也不適應的防禦作戰。勝敗還是難料，但阿提拉為了維護榮譽要做最壞打算，他下令把馬鞍和貴重物品全部集中，一把火燒掉，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火堆。這位偉大的蠻族國王決定，要是他的防線被攻破，他就一頭衝進火堆中間，不讓敵人獲得俘虜或殺死阿提拉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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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阿提拉的敵人同樣陷於惶恐緊張之中表現得混亂不堪。神勇無比的托裡斯蒙德原本要鼓勵大家發起追擊，直到無意中發現自己陷於西徐亞人的車陣之中，只有很少的士兵隨護在側。在夜戰的混亂狀況中，他也從馬上摔落下來，要不是自己年輕力壯，加上同伴拚死相救，這位哥特人的王子很可能步他父親的後塵戰死沙場。同樣，埃提烏斯在左翼與盟軍分離，並不知道己方已獲得勝利，反倒憂慮自己所要面對的命運。他遭遇到散佈在沙隆平原的敵軍部隊，僥倖逃脫被捕的下場，最後抵達哥特人的營地，只能用盾牌作為臨時防壁固守到天亮。帝國將領為阿提拉的失敗感到欣慰，現在阿提拉仍留在防線後面，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埃提烏斯思考這場血戰的情景，內心感到很滿意，因為損失主要還是落在蠻族身上。狄奧多里克的遺體被從死人堆裡找到，身上有長矛貫穿的致命傷口，證實他確實是光榮戰死。他的臣民為國王和父親的死而悲痛不已，但眼淚中夾雜著歌聲和歡呼，就在被打敗的敵人面前舉行葬禮。哥特人敲擊著手裡的武器，用一面盾牌把他的長子托裡斯蒙德抬起來，大家一致贊成要把這場勝利的功勞歸於他。

新國王把報仇的責任，當成他所繼承的父親遺產最神聖的部分。但對這位無法擊倒的敵手所表現出的凶狠和英勇，哥特人感到十分驚訝。他們的歷史學家把阿提拉比作在獸穴裡負隅頑抗的獅子，發出狂暴的怒吼威脅接近的獵人。那些在阿提拉陷於險境時，拋棄他的旗幟不肯出來救援的國王和民族，感受到這位君主的憤恨，認識到這將會帶給他們迫在眉睫的危險。雙方軍隊的所有樂器不斷發出驚天動地的響聲，鼓舞士氣進行搦戰的行動。走在最前列發起衝鋒的部隊，被防線裡從四面八方射出的箭雨阻擊和殲滅。埃提烏斯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在會議中做出決定，要把匈奴國王緊密包圍在他的營地裡，斷絕他的給養和糧食，逼他在接受羞辱的條約與進行寡不敵眾的戰鬥這兩項選擇中任選其一。但性情急躁的蠻族同盟不滿意這種過度謹慎且拖延不決的作戰方式。目光長遠的埃提烏斯已經預見到，在匈奴人被消滅後，帝國將受到驕縱而強大的哥特民族所施加的壓迫。於是這位西部帝國的重臣利用自己處於優勢地位的權威對狄奧多里克的兒子喻之以理，讓他明白自身的責任所在，使他那充滿熱情的內心能安定下來。埃提烏斯用富含感情的語氣向他做出勸告，他不在國內及延遲返國可能帶來的危險，並勸托裡斯蒙德要盡快趕回去，阻止胸懷野心的兄弟佔據圖盧茲的王座和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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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哥特人離開，盟軍部隊星散後，阿提拉對沙隆平原的寂靜感到驚訝，懷疑這是敵軍的陰謀詭計，因此又在用大車圍成的防線裡守了幾天。他渡過萊茵河的撤退行動，是西部帝國所獲得的最後一次勝利。墨洛維烏斯率領法蘭克人追隨在匈奴人後面，一直到達圖林吉亞人的邊界。他們保持相當距離，每天夜晚燃燒巨大的火堆，誇大他們的實力。

圖林吉亞人在匈奴人軍隊裡當兵吃糧，在進軍和撤退時都經過法蘭克人的居住區，他們在這場戰爭中犯下了很多殘酷暴行，以致過了80年後，克洛維的兒子還要報此深仇大恨。他屠殺他們提供的人質及獲得的俘虜，有兩百多位年輕婦女受到酷刑折磨，身體被野馬分屍，骨頭被大車輾碎，未經掩埋的肢體被丟在路上，任憑野狗和兀鷹吞食。這些便是常常引起後代文明人欽佩和羨慕的野蠻祖先被想像出來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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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阿提拉入侵意大利及威尼斯共和國的建立(452A.D.)

遠征高盧失敗，對於阿提拉的精神、實力及名聲，都沒有造成傷害。他在第二年春天再次提出要求，娶霍諾裡婭公主為妻，並享有她所繼承的遺產。請求再次遭到拒絕後，他義憤填膺地重返戰場，越過阿爾卑斯山入侵意大利，率領數量龐大的蠻族軍隊包圍阿奎萊雅。蠻族並不熟悉一般正規圍城作戰的方式——就是在古代，如果對機械技術一無所知，且完全不會運用，那也是不成的。但他有數以千計的省民和俘虜，可以拿來任意犧牲，讓他們從事最痛苦和最危險的工作，也可以收買羅馬的技術人員，讓他們毀滅自己的國家。阿奎萊雅的城牆受到成列的攻城撞車、移動木塔以及拋射石塊、標槍和火球等投射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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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接連不斷的攻擊。匈奴君王利用希望、恐懼、虛榮和利益這些強有力的刺激因素，希望能夠降服這唯一的障礙，使得他對意大利的征服不致受到影響。那個時期的阿奎萊雅，可算是亞得裡亞海岸最富裕強大和人口眾多的城市。哥特協防軍過去曾在本國君王阿拉裡克和安塔拉的指揮下作戰，能夠傳承先輩大無畏的精神。市民仍舊記得以往的榮光，他們的祖先抵抗凶狠和殘暴的蠻族，使得羅馬皇帝的尊嚴不致遭到羞辱。

阿提拉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圍攻阿奎萊雅，毫無成效可言。缺乏補給以及軍隊的不滿鼓噪迫使阿提拉放棄原來的計劃，在無可奈何之下只有發佈撤退的命令，部隊在第二天早晨拆除帳篷，開始撤退。就在他帶著憤怒、失望和沉思的心情，騎在馬上繞城而行時，他看到高塔上有只鸛鳥準備離巢，帶著幾隻小鸛要飛向田野。這時他靈機一動，就像一個政治家抓住偶發的微小事件大做文章那樣，他對眼前的這一幕做出迷信的解釋。他用極為愉快的語調大聲宣告，鸛是一種家鳥，居住在人類社會中，除非這些高塔注定要毀棄或倒塌，否則不會離開年代久遠的舊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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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的徵兆預示了他們將獲得勝利，匈奴人重新開始圍攻作戰，同時還注入新的活力和勇氣。就在鸛鳥飛走的地方，城牆被打開很大一個缺口，匈奴人用無法抗拒的瘋狂力量發起突擊，以致後代人士連阿奎萊雅的廢墟都難以找到。

阿提拉完成極為可怕的懲治行動後，揮軍繼續前進，所到之處如阿爾提努姆、康科迪亞、帕杜阿這些城市，全部變成一堆瓦礫。內陸城市維生札、維羅納和貝加莫，任憑匈奴人肆意掠奪。米蘭和帕維亞毫不抵抗就投降，雖然損失了所有財產，但公私建築物都沒有被燒燬，無數俘虜的性命也被饒恕。他們對這種異乎尋常的仁慈之舉，表示由衷感激。科穆姆、都靈和摩德納的民間傳說疑點甚多，然而他們提出很多可信的證據，說是阿提拉的蹂躪行動遍及整個富裕的平原，也就是現代的倫巴第地區，中間有波河流過，四周為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所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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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據有米蘭的皇宮以後，看到一幅畫使他極為吃驚也令他感到厭惡，上面畫著愷撒坐在寶座上，西徐亞的王侯跪在下面。阿提拉對羅馬人虛榮的紀念物，雖沒有任性地破壞，但卻巧妙地加以修改。他命令一個畫家將畫中人物的形象和態勢轉換過來，畫布上的皇帝在西徐亞國君的寶座前哀求，為了奉獻貢金正在倒空他的錢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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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幅畫的人應該都會覺得這種角色的調換很適切，完全是實情，甚至會想把獅子和人爭論這個眾所周知的寓言應用到這個場合。

有一句話用來描述阿提拉的凶狠與高傲，說他「鐵騎所到之處，地面寸草不生」。然而，這個野蠻的毀滅者在無意中為一個共和國奠定了基礎，在歐洲的封建國家中，恢復經商貿易的技術和精神。威尼斯或威尼提亞
[118]

 這個聞名於世的名字，原來是指意大利一個從潘諾尼亞邊界到阿杜阿河、從波河到雷提亞和尤里安阿爾卑斯山之間的面積廣闊而且土地肥沃的行省。在蠻族入侵前，威尼提亞有50座城市，在和平的環境裡非常繁榮而興旺，阿奎萊雅處於名列前茅的地位。帕杜阿在農業和手工業的支持下，仍能保持古代的尊榮，有500名市民依據他們的財產列入騎士階級，經過精確的統計，財產總數已達到170萬英鎊之巨。阿奎萊雅、帕杜阿和鄰近城鎮有很多家庭從匈奴人的刀劍下逃生，在附近的島嶼找到了安全而隱秘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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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亞得裡亞海盡頭的海灣，從大洋滾滾而來的波濤已經衰弱無力，幾乎有100多個小島被淺海與大陸隔開，幾條細長的陸地可以阻止海上的波濤，形成狹窄而秘密的通道可以讓船隻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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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5世紀中葉，這些遙遠而偏僻的地點還是沒有人在此耕種，居民很少，有的島連名字都沒有。

但這些威尼提亞難民的生活習性、技藝才能和政府體制在這個新的環境裡逐漸形成。卡西多里烏斯有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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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敘述的狀況是70年以後的事情，但仍可算是共和國最原始的資料，極具歷史價值。狄奧多里克的大臣用奇特的筆調把他們比作一群水鳥，將自己的家園築在浪濤之中。雖然他承認威尼提亞行省過去有很多貴族家庭，但在經過重大變故後，全被貶降到卑微貧賤的地位。他們不論階級的高低都以魚類為主要的食物，以後也都如此。他們唯一的財富是從海水中提煉出的大量的鹽，鹽是人類生活中的必需品，他們將鹽像金銀一樣在附近的市場流通。這群人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居住在陸地還是海上，他們開始認識到金銀的重要性，當生活的基本需求被滿足後，就開始產生貪婪的慾望。從格拉多到基奧扎的島民，彼此關係密切。他們通過安全而艱苦的河流和內陸運河間的航行，可以直接進入意大利的心臟地區。他們的船隻無論大小還是數量都在增加，可以開往海灣任何一個港口。自威尼斯建城的早期以來，每年都要舉行一場婚禮儀式，以慶祝城市與亞得裡亞海的結合。禁衛軍統領卡西多里烏斯寫信給濱海各城鎮的護民官，雖身為上官但語氣很溫和，教誨他們要激起國民為公眾服務的熱忱，現在需要他們的協助，將大批庫存的油和酒從伊斯特裡亞行省運到皇都拉文納。這些官員各司何職，我們並不清楚，根據傳統的說法，在12個主要島嶼上，每年由人民選出12位護民官或法官。在意大利的哥特王國之下，還存在著威尼斯共和國，有可信的記錄作證。而也正是同一份文件剝奪了他們的崇高權利，即歷史悠久而永恆不變的獨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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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阿提拉與羅馬簽訂和約及其逝世的始末(453A.D.)

意大利人已很久不再操練武器，在經過40年的和平後，看到大批無法抗拒的蠻族接近，難免感到驚慌，這些蠻族不僅是宗教也是國家的仇敵。在遍及全國的恐懼浪潮中，只有埃提烏斯毫不在意，當然不是說光靠他一人，在沒有任何協助下就能完成威名遠播的赫赫戰功。保衛高盧的蠻族不願進軍解救意大利，東部皇帝應允的援軍因距離遙遠，緩不濟急，且是否真如所言會派來援軍也難以預料。現在靠著埃提烏斯仍能掌握戰局，他親自率領國內部隊，去擾亂和拒止阿提拉進軍。但他真正顯示出偉大的時候，是在面對無知和忘恩的人民，對他的行動不僅無理取鬧還一味指責時。若瓦倫提尼安心中還存在著大丈夫氣概，他就應選擇這位將領作為他傚法的對象和引路人。但狄奧多西的孫子是位怯懦的君王，不僅無法分擔戰爭的危險，反而拋棄責任先行逃走。他從拉文納趕到羅馬，離開了難以攻破的堡壘來到敞開大門的都城，完全暴露出暗中的企圖，那就是一旦個人遭到危險，將立即棄守意大利。不過，喪權辱國的行為沒有被執行，因為御前會議有時會猶豫不決、遇事推脫，這些可惡的打算就會因時間的關係而得到修正。

在西部皇帝領導下的羅馬元老院和人民，採取了更為有效的措施，那就是派出慎重其事的求和使節，使得阿提拉無法發洩他的憤怒。阿維努斯接受了此一重大任務，他的身世和財富、曾經擔任過執政官的顯赫地位、個人的才華和能力，以及擁有的無數部從、元老院首席議員的身份，都可以證明他是完成這一使命的最佳人選。何況他具有善於應變和機警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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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適合私下和公開的談判事務。他的同僚是擔任過意大利禁衛軍統領的特裡格提烏斯，以及羅馬主教利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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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不顧個人的危險，也要為教民的安全請命。利奧的天賦才能在公眾遭到災難時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他運用積極的熱忱在正教信仰和宗教紀律的名義下，建立個人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權威，使教會在他的職位前加上「偉大」的稱號。這些羅馬使臣被領進阿提拉的帳幕，他的營地開設的地點正好在蜿蜒的民修斯河流入貝納庫斯湖的入口處，白色的浪花擊打著湖岸，西徐亞的騎兵部隊在這裡放馬踐踏卡圖盧斯和維吉爾的農莊。
[125]

 蠻族國君用非常客氣而恭敬的態度傾聽來使的高見，最後西羅馬帝國以巨額贖金(也可以算是霍諾裡婭的嫁妝)，買到了意大利的平安。阿提拉的軍隊的情況可能是促成他簽訂和約及迅速撤兵的原因。蠻族士兵們的士氣由於獲得大量的財富以及當地那讓人懶洋洋的溫暖氣候而鬆懈下來。

北國遊牧民族通常的食物是牛奶和生肉，現在他們盡情大吃麵包、痛飲葡萄酒、享用經過烹調的肉類。疾病的蔓延從某種程度上為意大利遭受的苦難進行了報復。當阿提拉宣佈他決定帶領得勝的軍隊進入羅馬的城門時，不論是他的朋友還是敵人都在勸他，阿拉裡克就是在征服永恆之城後不久身亡的。阿提拉的內心對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意，卻無法承受想像的恐懼的打擊，更無法擺脫迷信思想的影響，何況這些迷信時常幫助他獲得成功。利奧有讓人印象深刻的口才、莊重嚴肅的態度和主教神聖的袍服，使阿提拉把他看成基督徒的精神之父而不禁肅然起敬。當時流行的傳聞說是聖彼得和聖保羅兩位使徒顯靈，如果那位蠻族膽敢拒絕教會繼承人的請求，就威脅要叫他立刻倒地身亡，這應該算是宗教神話中最高明的故事。羅馬的安全確實值得神靈的直接干預，經過拉斐爾的畫筆和阿爾加底的鑿子的美化，使得這則傳說更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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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國王在撤離意大利前提出威脅，若不把他的新娘霍諾裡婭公主按照條約規定如期交給他的使臣，他就會毫不客氣回師再戰，給意大利帶來更大的傷害。阿提拉本就有無數妻妾，現在又增加一個名叫伊爾狄科的美麗少女，因此減少了對公主的愛慕之情。婚禮在多瑙河畔用木頭構建的皇宮裡舉行，按照蠻族風俗有盛大的歡宴招待賓客。國君到午夜酒醉之餘，才又累又困地回到新床。他的侍從到第二天下午仍舊不管，任憑他去休息或享受新婚之樂，一直到出奇的安靜引起了他們的害怕和懷疑，才大聲叫喊想把阿提拉驚醒，但仍毫無動靜，最後只能破門進入國王的寢宮。他們看到發抖的新娘坐在床邊，頭巾還蓋在臉上，為國王的死亡和自己的危險而悲悼不已。阿提拉在夜間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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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因是一根血管破裂，而他正好仰睡，噴出的血沒有從鼻孔流出，反而流進胃部和肺臟，使得呼吸受堵窒息而亡。他的遺體被很莊嚴地陳列在大平原中央一個用絲綢搭建的天幕中，挑選幾個由匈奴人組成的分隊，排著隊形踏著節拍圍繞天幕轉圈，向這位英雄人物唱著喪歌。他的一生充滿光榮，出生入死從未失敗。他不僅是族人的父親，也是敵人的剋星，給全世界帶來畏懼和恐怖。按照他們的民族習俗，蠻族要剪下一綹頭髮，再在臉上毫無道理地刺幾個傷口，他們不用婦女的眼淚而是用戰士的鮮血來哀悼值得為其效死的英勇首領。阿提拉的遺體裝在用金、銀和鐵製作的三重棺材裡，在夜間悄悄埋葬。從各國掠奪的戰利品都被扔進墳墓，匈奴人把動工挖墓的俘虜全部毫不留情地殺死。那些剛才還極為悲傷的匈奴人，就在國王的新墳前飲酒作樂。君士坦丁堡流傳出一個故事，就在他過世的那個幸運的夜晚，馬西安夢到阿提拉的弓被折斷。這種說法足以證明，羅馬皇帝的心頭隨時浮現那位可畏蠻族的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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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瓦倫提尼安三世謀害埃提烏斯自毀長城(454A.D.)

顛覆匈奴帝國的革命建立了阿提拉的聲名，只有他的才智能夠支持龐大而破碎的統治機構。他死後，那些膽大包天的酋長紛紛自封為國王，而那些勢力強大的國王又都唯我獨尊。來自不同民族的母親為逝世國君生下的一大堆兒子，像某些人分家產一樣，在爭奪中瓜分了日耳曼和西徐亞民族的統治權。大膽的阿達裡克深有所感，特別指出這種自私的行動極為可恥。還有那些黷武好戰的臣民，像格庇德人和東哥特人，在英勇三兄弟的指揮下，鼓勵他們的盟軍要求獲得自由和加入皇家的權力。於是在潘諾尼亞的涅塔德河畔，展開了一場血腥的決戰，格庇德人的長矛、哥特人的短劍、匈奴人的弓箭、蘇維匯人的步兵、赫魯利人的輕裝備、阿蘭人的重兵器，有的相互廝殺，有的彼此支援，阿達裡克殺死了3萬名敵人，最終獲得了勝利。

阿提拉的長子埃拉克在著名的涅塔德會戰中喪失了性命和王冠。他早年的英勇使他登上阿卡齊爾人的王座，這是西徐亞人的一支，為匈奴人所降服。所以，他的父親對埃拉克的陣亡一定感到羨慕，因為就阿提拉愛好榮譽的性格而言，這才真正是死得其所。埃拉克的弟弟鄧吉西齊率領一支匈奴軍隊，到處剽掠襲擾和燒殺破壞，仍舊保持強大的勢力，竟然盤踞多瑙河兩岸達15年之久。阿提拉的皇宮連同古老的達契亞田野，從喀爾巴阡山一直綿延到黑海，全都成為格庇德人國王阿達裡克建立新政權的領地。東哥特人征服了潘諾尼亞，佔領的地區從維也納到西米烏姆一帶。那些曾為天賦自由而奮戰不息的部族，按照各自的實力分到大小不等的居留地。但鄧吉西齊的王國在他父親眾多奴隸的包圍和壓迫之下，只剩下他的戰車所能圍住的一小塊地方了，在絕望之中他只有奮力一搏，向東部帝國發起入侵行動，結果在戰場陣亡，頭顱很羞辱地被掛在橢圓形競技場中，給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帶來歡欣的景象。

阿提拉本著一味溺愛或迷信的思想，先入為主地認定他的小兒子伊爾納克會給整個民族帶來永恆的光榮。這位王子一直想要改變他的哥哥鄧吉西齊那種奮不顧身的作風，看來他的性格與匈奴人趨向衰亡的境況倒是十分吻合。伊爾納克帶著臣屬於他的各旗，退到小西徐亞的中部地區。他們很快為新來臨的蠻族浪潮所傾覆，這些人循著匈奴人祖先發現的老路向西移動。希臘作者認為哲歐根人或稱阿瓦雷人居住在大洋的岸邊。他們壓迫鄰近的部族，使得北國的伊果人，從盛產值錢毛皮而又寒冷的西伯利亞地區出發，穿過整個荒野抵達玻裡斯提尼斯河和裡海的門戶，最後終於滅絕了匈奴帝國。

東部帝國的君主能與蠻族修好，獲得應有的尊敬，在他的統治下，對於帝國的安全當然大有助益。但是西部的皇帝卻是軟弱無能的瓦倫提尼安，雖然年齡已經35歲，但還是不明事理而且毫無骨氣，竟然會謀殺重臣埃提烏斯，不僅自毀長城而且動搖基業。只有天生下賤而嫉妒的本性，才會使他痛恨這樣一個蠻族最畏懼的英雄和帝國最有力的支柱。宦官赫拉克利烏斯是新得寵的近臣，把皇帝從怠惰的昏聵狀態中驚醒過來。當普拉西狄亞在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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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掩飾自己的言行舉止，裝成有孝心的兒子，極力順從母親。埃提烏斯的名聲、財富、地位、大批蠻族組成的武裝隨員、他那遍佈政府機構的親信，以及他那準備和皇帝的女兒優多克西婭訂親、前途光明的兒子高登提烏斯，這些都使他的身份遠在一般臣民之上。他在暗中被人指控說有謀朝篡位的野心，激起瓦倫提尼安的恐懼和憎恨。埃提烏斯自認為功勳蓋世、才能出眾，甚至個人行事光明磊落，所以不僅態度傲慢，而且毫無戒心。這位重臣發佈了一篇敵對的聲明激怒他的君主，後來又逼瓦倫提尼安立下嚴正的誓言，同意批准一樁有關和解與聯姻的契約，更增加了瓦倫提尼安對他的恨意。

埃提烏斯已經有所懷疑，但是仍忽略了自己的安全。他對這些政治上的敵手抱著輕視的心理，根本不相信他們能犯下有氣魄的罪行，就冒然涉險闖入羅馬的皇宮。當他用不耐煩的語氣催促兒子的婚事時，瓦倫提尼安拔出劍來，這在他來說是破天荒的事。像這樣一個精忠報國的將領，竟被皇帝用劍刺進胸膛。他的廷臣和宦官也拚命傚法主子的行徑，埃提烏斯被刺一百多刀，倒斃在皇帝的腳前。禁衛軍統領波伊提烏斯同時被害。在整個事件走漏風聲之前，這位大公的一些主要友人被召喚到皇宮，分別遭到謀殺。這樣一件慘事被安上莫須有的罪名，說是為了維護正義和國家需要，立即由皇帝通知他的士兵、臣民和盟友。那些民族無論視埃提烏斯為漠不相干的陌生人，還是不共戴天的仇敵，都為一個英雄人物的不幸下場感到惋惜；那些在他麾下服務的蠻族，只有掩飾悲痛和憤怒的心情；民眾長期以來對瓦倫提尼安的鄙視，立刻轉變為深刻且蔓延全國的厭惡。這種情緒不太可能深入宮牆之內，然而當皇帝不恥下問向一個羅馬人探問他的看法時，他率直的回答使瓦倫提尼安不禁為之愕然：「我不知怎麼說!陛下，我不知道你出於什麼動機，也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只知道你用左手砍下自己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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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瓦倫提尼安三世的敗德惡行及其被弒(455A.D.)

羅馬的奢侈生活吸引瓦倫提尼安經常前往，而且長期逗留不走，使得他在羅馬比起統治下的任何其他地點，更受到大眾的藐視。元老院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恢復共和的精神，他們的權勢和供給，對於一個軟弱無能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世襲君王擺出不可一世的排場，倒是冒犯到元老院議員驕傲的心態。瓦倫提尼安為了享樂，竟然傷害到貴族家庭的安寧和榮譽。

優多克西婭皇后的出身跟皇帝完全相同，她的美麗和柔情應該受到君王的寵愛，然而她那用情不專的丈夫，卻在外面到處拈花惹草。彼得洛尼烏斯·馬克西穆斯是安尼西安家族的成員，身為元老院富有的議員，曾兩次出任執政官，有一個賢惠而又美貌的妻子。她堅定的拒絕態度更加煽起瓦倫提尼安無法壓制的慾火，決心不擇手段用計謀或武力達成所望。豪賭是宮廷無法避免的惡習，皇帝不知是運氣好還是在搞鬼，贏了馬克西穆斯一大筆錢，毫不客氣要他留下戒指作為賭債的抵押，然後派一個親信拿著戒指去見他的妻子，用丈夫的名義命令她立即進宮晉見優克多西婭皇后。馬克西穆斯的妻子毫不懷疑，坐著舁床被抬進皇宮，那位心癢難耐的愛慕者派人把她領進僻遠無人的寢宮。瓦倫提尼安毫無憐香惜玉之心，用暴力違反了待客之道。她流著眼淚回家，不僅感到極大的痛苦，而且誤以為丈夫是同謀，這更增添了她的屈辱，就對他發出哀怨的咒罵，挑起馬克西穆斯要討回公道的報復，何況仇恨還受到野心的刺激。本來他可以正當地經過元老院的選舉程序，獲得厭惡而專制的敵手所據有的寶座。

瓦倫提尼安以為世人都與他一樣，毫無懷舊和感恩之情，非常大意地將埃提烏斯的幾位家僕和隨從安排在身邊成為他的侍衛。其中有兩個蠻族同意執行神聖而光榮的任務，要殺死兇手來為受謀害的恩主報仇。沒過多久便出現了一次很好的機會，讓他們能夠發揮無畏的勇氣。瓦倫提尼安這天產生了興致，要到戰神教練場去觀看軍事表演，他們突然拔出武器衝上去，先殺死罪不可赦的赫拉克利烏斯，接著將武器刺進皇帝的心臟。眾多的隨從沒有抵抗，都為暴君的死亡感到高興。這就是瓦倫提尼亞三世
[131]

 ，狄奧多西家族最後一個皇帝的下場(公元455年3月16日)。他絲毫不打折扣地繼承了堂兄和兩位叔叔的弱點，但是他們那能夠使缺乏活力和才能的性格得到別人體諒的溫和、純潔和天真，在這方面他完全沒有繼承到。瓦倫提尼安使人感到最不可原諒之處，是僅有激情而毫無德操，甚至宗教信仰都很可疑。雖然他沒有偏離正統走向異端，但始終喜愛褻瀆神明的巫術和占卜，還冒犯了信仰虔誠的基督徒。

早在西塞羅和瓦羅的時代，羅馬的鳥卜官認為羅慕路斯見到12只兀鷹，代表12個世紀，便是這座城市生存的期限。
[132]

 這種預言在富裕和繁榮的社會無人理會，但等到12個世紀快要結束，
[133]

 全城籠罩在羞辱和災難之中，就會激起民眾對陰鬱前途的憂慮。甚至後人也必須不無驚異地承認，對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或傳說隨意做出的解釋，竟然能夠證實西部帝國的絕滅。不過，帝國的衰亡有比兀鷹飛過更為明顯的徵兆：羅馬政府愈來愈被敵人藐視，臣民卻感受到更多的壓迫和厭惡；
[134]

 隨著公眾的災禍日多而賦稅愈重；愈是到了需要勤儉度日的時候，勤儉的風氣愈被忽視；為富不仁的有錢人把不平等的負擔轉嫁到民眾的身上，就連可以緩解災難的恩惠也被豪門富室奪走；嚴苛的征斂不僅籍沒民眾的財物，還要對他們嚴刑拷打。瓦倫提尼安的臣民寧可接受蠻族比較簡單的暴政，要不就逃到森林和山區，或充當下賤的奴僕和走狗，苟延殘喘地活下去。對於過去讓世人極力爭取的羅馬公民這個光榮的稱號，人們現在只感到厭惡，棄之如敝屣。高盧的阿摩裡卡行省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區成立巴高達聯盟，陷入混亂不堪的獨立狀態。帝國的大臣還用迫害的法律和無效的武力，繼續追捕被他們逼上梁山的叛徒。
[135]

 即使蠻族征服者在同一時間全部絕滅，也不可能使西部帝國得到恢復。即使羅馬還能繼續存在，她也無法再保有原來的自由、德業和榮譽了。


 第三十六章 汪達爾人國王根西裡克垂涎羅馬 西羅馬帝國後繼諸帝為馬克西穆斯、阿維圖斯、馬約裡安、塞維魯斯、安特彌烏斯、奧利布裡烏斯、格列西裡烏斯、尼波斯和奧古斯圖盧斯 西羅馬帝國最後的滅亡 奧多亞克是統治意大利的第一位蠻族國王(439—490 A.D.)


 一、汪達爾人掌握海權和馬克西穆斯皇帝的喪命(439—455A.D.)

丟失或殘破的行省從大洋一直延伸到阿爾卑斯山，損害了羅馬的光榮和偉大，阿非利加的脫離使國內的繁榮受到重大的打擊。貪財好貨的汪達爾人籍沒元老院議員的世襲產業，終止正常的穀物運送和供應，使好吃懶做的平民無以為生。阿非利加所屬各行省長久以來培育著勤奮而聽話的臣民，現在被野心勃勃的蠻族武裝起來，發動出其不意的攻擊，更加重了羅馬人的災難。汪達爾人和阿蘭人追隨根西裡克勝利的旗幟，獲得了這個肥沃而富裕的地區，這一地區十分遼闊，沿著海岸從丹吉爾到的黎波里一共要進行90天的旅程，狹長的邊界被沙漠和地中海緊密環繞。黑人民族居住在熱帶地區，根西裡克發現這一地區後並沒有表現出興趣，不會出兵加以征服。他把目光投射到海洋上，下達了勇敢的決定，他憑著堅忍不拔的毅力，終於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海上武力。阿特拉斯山脈的森林提供取用不盡的木材，新歸順的臣民熟練海上航行和建造船隻的技術。根西裡克鼓勵膽大包天的汪達爾人採用新的作戰方式，可以很輕易地將他們的兵力運輸到濱海的國度。摩爾人和阿非利加人受到引誘，產生了從事搶劫的念頭，就加入了他的陣營。

在過了6個世紀以後，從迦太基港口出發的艦隊，再度要與羅馬人爭奪地中海的霸權。汪達爾人獲得一連串的成就，征服西西里、洗劫巴勒莫，經常對盧卡尼亞海岸發起襲擊，使得瓦倫提尼安的母親以及狄奧多西的姐妹從迷夢中清醒，不得不對其保持警惕之心。東西兩個帝國為了摧毀共同的敵人而聯盟，花費大量金錢所準備的軍力卻沒能發揮效用。根西裡克保持勇氣面對危險，他的政策是不阻止帝國的結盟，也不逃避對手的攻擊。羅馬政府的企圖不斷受到阻撓，完全出於人為的延遲、曖昧的承諾和明顯的讓步，再就是根西裡克實力強大的同盟：匈奴國王入侵意大利，迫得皇帝撤回阿非利加的用兵，不得不先考慮自己國內的安全。宮廷發生變故使西部帝國失去保護人和合法的君王，不僅消除了根西裡克心中的憂慮，更激起他貪婪的念頭。他立即整備一支規模龐大的艦隊，就在瓦倫提尼安逝世和推舉馬克西穆斯為帝的3個月後，率領汪達爾人和摩爾人在台伯河口停航錨泊。

彼得洛尼烏斯·馬克西穆斯的一生際遇，
[136]

 可以說是人類幸福生活極其罕見的例子。他出身於安尼西安家族，不僅高貴無比而且享有盛名，富足的世襲產業和錢財可以支持他的地位，加上慷慨的作風和得體的態度，使他個人的才華和德行獲得各方推崇和倣傚。他那豪華的府邸和豐盛的飲宴，經常用來招待川流不息的賓客，他用善於應對的口才與四座談笑風生。只要馬克西穆斯出現在公眾場合，四周就擁滿成群結隊、心懷感激和奉承逢迎的部從。其實就他的為人處世而論，倒是真正能獲得朋友的愛戴。他建立的功勳贏得君主和元老院的嘉許，曾經三度出任意大利的禁衛軍統領，兩次獲得執政官的殊榮，擢升到大公的最高位階。但是獲得國家賜予的榮譽與他享受清閒而安詳的生活，兩者之間並沒有衝突。他的時間根據各種需要用水鍾精確分配，所以對他而言，「一寸光陰一寸金」是平生幸福的最大寫照。瓦倫提尼安對他的傷害似乎成為其進行血腥報復的借口，然而就哲學家的眼光來看，只要他的妻子真正抗拒不從，那麼她的貞潔就並沒有受到侵犯。相對地，要是她願意滿足姦夫的慾念，那麼夫妻的關係當然無法破鏡重圓。要把整個狄奧多西家族絕滅，會使馬克西穆斯本人和他的國家陷入不可避免的災難之中，就一個愛國人士而言，這需要再三斟酌考量。

率性而為的馬克西穆斯不考慮後果，只為了滿足一己的仇恨和個人野心，看著瓦倫提尼安滿身血跡的屍體倒在腳前，耳中聽到元老院和人民異口同聲用皇帝的稱號向他歡呼。但他登基那天就是他幸福的終結(公元455年3月17日)，因為他感覺自己就像被囚禁(西多尼烏斯很生動地表現出這種情景)在皇宮這個牢籠中，暗中歎息著度過許多無眠的夜晚。他已經抵達人生慾念的巔峰，卻渴望著從危險的皇位上安全脫身。當他帶著懊惱的心情回顧過去愉悅的生活，現在身負帝位的沉重壓力的他，只能把焦慮告訴他的朋友兼財務官富爾根蒂烏斯，皇帝曾驚呼：「啊!何其幸運的達摩克利斯!
[137]

 在用餐的同時開始和結束他的統治!」他引用這件史實倒是非常恰當，後來富爾根蒂烏斯一再重述，作為君王和臣民最富教誨意味的經驗。

馬克西穆斯的統治只延續了3個月而已。他在失去統治權的時光裡受到悔恨、罪孽和恐怖的騷擾，帝位的基礎為士兵、人民和蠻族盟友的叛亂所動搖。他的兒子帕拉狄烏斯與先帝的長女結婚，可以建立家族的合法繼承權利。但是他對皇后優多克西婭的暴力侵犯，只能說是起於色慾和報復的盲目衝動。至於他那引起悲劇事件的髮妻，則被當成障礙立即處死。瓦倫提尼安的孀婦被迫摒除哀悼和憂愁，順從膽大妄為的篡奪者對她的示愛，而且她猜測是馬克西穆斯主使謀害了過世的丈夫。這些懷疑很快為馬克西穆斯不緊的口風所證實，對於並不甘願的新娘，他懷著惡意要激起她心中的仇恨，何況她始終認為自己是皇室的後裔，為當前的境遇感到委屈。不過，優多克西婭從東部帝國不可能獲得實質的幫助，她的父親和姑母普爾喀麗亞都已過世，母親在耶路撒冷充滿羞辱和放逐的環境下暗自凋萎，君士坦丁堡的權杖落在外人手裡。她只有把眼光投向迦太基，秘密懇求汪達爾人的國王施以援手，說服根西裡克趁此良機，打著榮譽、正義和同情的名義，來掩蓋其貪財好利的企圖。
[138]



不論馬克西穆斯在其他的職位上表現有多出色，都無法掩蓋他缺乏治理帝國才能的事實。雖然他獲得信息，知道對面的阿非利加海岸已經完成了海上作戰的準備，但仍然一廂情願認定敵人不會接近，所以沒有採取任何防衛、議和或及時撤退的有效對策。等到汪達爾人在台伯河口下船登陸，皇帝在群眾戰慄和憤怒的鼓噪聲中，從昏睡的狀況中突然驚醒，感到惶恐不已，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逃走，同時他還勸告元老院的議員要傚法君王的榜樣。但是等馬克西穆斯出現在街頭，就立刻遭到一陣亂石攻擊，有一個羅馬人(或許是勃艮第人)獲得首先下手的光榮。皇帝遍體鱗傷的屍體被丟進台伯河(公元455年6月12日)。羅馬民眾為懲處為國家帶來災難的始作俑者而大聲歡呼，優多克西婭的家臣因為女主人的大仇得報，也表達出熱烈的情緒。


 二、汪達爾人洗劫羅馬以及阿維圖斯在高盧登基(455A.D.)

暴亂發生後的第三天，根西裡克從奧斯蒂亞港口向著不設防城市的城門勇敢前進。羅馬的青年並沒有擺出接戰的陣式，從城門走出一隊沒有武裝而且年歲已高的教士，一個主教在前面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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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無畏精神的利奧，靠著他那莊嚴的儀表和流利的辯才，再度安撫蠻族征服者凶狠的脾氣。汪達爾人國王同意不殺害放棄抵抗的民眾，保護建築物免於縱火破壞，以及不對俘虜施用酷刑。雖然這些命令並沒有被當成一回事真正下達，事實上也不會有人嚴格遵守，但利奧的斡旋還是給自己帶來榮譽，以及給自己的家園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是羅馬城和所有的居民，依然淪陷於汪達爾人和摩爾人無法無天的暴行之中。他們帶著盲目的憤怒情緒，要為迦太基曾經受到的傷害報血海深仇，洗劫的行動持續了14個晝夜(公元455年6月15日至29日)。所有還剩下的公私財物，不論神聖還是異教的寶藏，他們都不辭辛苦地將之運到根西裡克的船上。

在這些戰利品中，有兩間廟宇的輝煌遺物，它們代表了兩種宗教，展現出無論是塵世還是神聖的事物，都會受到命運變化無常的影響，這些就是最好的例證。自異教被查禁後，卡皮托神殿多次受到褻瀆及遺棄，然而諸神和英雄的雕像仍舊被人尊敬，精細的鎏金銅瓦屋頂一直保存完好，直到被根西裡克貪婪的手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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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教獻祭使用的神聖器具包括黃金的祭品桌和7個分支的燭台，都是按照神的特別旨意在早期製作，安置在耶路撒冷神殿的聖所裡，在提圖斯的凱旋式中公開展示在羅馬民眾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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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存放在和平女神神廟保管。在不到400年的時光中，這些從耶路撒冷攜回的戰利品，被來自波羅的海海岸的蠻族從羅馬拿走運到迦太基。

古代的偉大紀念物會吸引好奇心的注意，同時也會引發貪婪。當時盛行的迷信使得基督教教堂極為富裕，為褻瀆神聖的行為提供了更多的資財。虔誠的教皇利奧生性慷慨大方，把君士坦丁堡贈送的禮品——6個重達100磅的銀瓶——全部熔化，證明他在想方設法修補損失。從哥特人入侵以來，45年的時光轉瞬而過，羅馬的壯麗市容和奢華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復，看來很難逃脫和滿足蠻族征服者貪婪的心態。他們有的是時間去搜刮首都的財富，也有足夠的船隻將這些物品運走。皇宮裡的各類裝飾品、華麗的擺設和服裝、餐具間價值昂貴的器皿，都在混亂的搶奪中被堆積在一起，黃金和銀塊的總值達到數千泰倫，甚至連青銅器具和價值不高的銅幣，蠻族也不辭辛勞全部搬運一空。

優多克西婭親自前去迎接她的朋友，同時也是解救她的恩人，然而她立刻就為自己不智的舉動感到哀傷悲痛。她的首飾財寶全被搶光，這位不幸的皇后和兩個女兒是狄奧多西大帝僅存的後裔，傲慢的汪達爾人將她們當作俘虜帶走，立即揚帆遠航順利回到迦太基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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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千羅馬人不分男女，只要是經過挑選被認為有用或符合要求的，都被逼著登上根西裡克的船艦。蠻族冷酷的天性更加重了他們的不幸，在被當成戰利品瓜分時，妻子被迫離開丈夫，兒女被從父母懷中奪走。只有迦太基主教迪奧格拉提阿斯發揮慈善的博愛精神，
[143]

 那是他們唯一能獲得的撫慰和支撐。他變賣教堂的金銀器具贖回一些人士的自由，也減輕其他人員受到奴役的痛苦，他給予大群俘虜生活必需品以及疾病醫療的援助。有些人在從意大利到阿非利加的航行途中經歷了千辛萬苦，健康受到很大的傷害。他親自下達必要的指示，把兩個面積寬廣的教堂改為醫院，病患獲得舒適的床位，有充分的飲食和醫藥供應。這位年事已高的主教不分晝夜前往巡視，勤勉的工作已經超過體力的承受範圍，而他那仁慈的惻隱之心更提高了服務的熱忱。我們不妨拿當前的狀況與坎尼會戰
[144]

 的情景做一比較，就可以看出漢尼拔和聖西普裡安的繼承人對待俘虜的不同之處。

埃提烏斯和瓦倫提尼安逝世以後，使高盧的蠻族保持和平安寧與臣屬關係的約束力量便被全部解除。海岸地區受到撒克遜人的騷擾，阿勒曼尼人和法蘭克人從萊茵河出發，向著塞納河前進，這也激起了哥特人的雄心壯志，他們要擴大征服的範圍，並對征服的地區進行永久統治。馬克西穆斯皇帝為了免除遙遠地區難以負擔的責任，做出明智的選擇。他對朋友的懇求始終不加理會，在聆聽各方人士的意見之後，擢升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出任主將，負責指揮高盧的軍隊。阿維圖斯
[145]

 是皇帝所不熟悉的外鄉人，他的功勳值得被授予高貴的職位，他出生於奧弗涅教區一個富有的貴族家庭，在那個社會騷動不安的時代，他懷著滿腔的熱血要獻身國家，從事文職或軍事的工作。這個不知疲倦的年輕人一邊研究文學和法律，同時又努力學習軍事和狩獵。他的一生中有30年的時間在為公眾服務，無論是作戰或議和都能顯示出非凡的才幹，真是值得民眾同聲讚譽。他是埃提烏斯手下的得力干將，在擔任重要的使臣職務並完成任務後，被擢升為高盧的禁衛軍統領。

之後，一方面是由於阿維圖斯的功績引起猜忌，再則他那與世無爭的態度也使他急流勇退，於是他很平靜地辭去職位，回到坐落在克萊蒙附近的田莊過起隱居的生活。一條水量充沛的溪流發源於山嶺之中，瀑布在喧囂聲中像一匹白練俯衝而下，急速奔流2英里後注入湖中。他的莊園建立在景色優美的湖邊，包括浴場、柱廊以及夏天和冬天的住屋，不僅非常奢華，也很講究實用。鄰近地區的森林、牧場和草地都是他的產業。
[146]

 阿維圖斯的退休生活靠著閱讀書籍、戶外活動、農耕生產以及和朋友交往來打發閒暇的時間。
[147]

 這時，他接到了皇家送來的文書，任命他為高盧的騎兵和步兵主將。

等他擔任軍事指揮的工作後，蠻族也暫停了他們那發洩憤怒的行為，只要他運用手段就能迫使對方讓步，讓人民享受真正的平靜生活。但是高盧的命運完全視西哥特人的態度而定，這位羅馬的將領把公眾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地位更為重要，並不反對以使臣的身份去拜訪圖盧茲。他接受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慇勤的款待，但是就在阿維圖斯與勢力強大的民族為雙方堅實的同盟關係建立基礎時，傳來了令人極為驚詫的信息：馬克西穆斯皇帝被殺以及汪達爾人洗劫羅馬城。這時登上空懸的帝座既不是犯罪也不會產生危險，激起了他野心勃勃的豪邁氣概。
[148]

 西哥特人很容易就被說服，決定大力支持他，這使他繼承帝位的要求在表決時不會節外生枝、產生變化。蠻族敬愛阿維圖斯的為人和他的德行，同時也清楚為西部帝國推舉皇帝不僅會為他們帶來榮譽，更有著莫大的利益。現在時機已經來臨，七個行省的年度會議在阿爾勒召開，狄奧多里克帶著好戰的弟兄親臨會場，使得深思熟慮的決議受到影響。他們的選擇當然偏向聲名顯赫的同鄉，阿維圖斯幾乎沒有遭遇困難，就從高盧的代表手裡接受了皇帝的冠冕(公元455年7月10日)，這次選舉在蠻族和省民的歡呼聲中獲得批准，經過懇求以後也得到東部皇帝馬西安的同意。雖然羅馬和意大利的元老院因為新近遭到災難，表現出卑微的順從態度，但暗中也在抱怨高盧的篡臣喧賓奪主。


 三、狄奧多里克其人其事及對西班牙的遠征行動(453—466A.D.)

狄奧多里克成為哥特國王是靠著謀殺他的哥哥托裡斯蒙德實現的，他認為阿維圖斯的登基全是仰賴於他。同時他對自己這種殘酷行為的正當性提出辯護，說是他的前任有所圖謀，要解除與帝國的聯盟關係。
[149]

 他弒兄篡位的罪惡與蠻族的美德並沒有衝突，何況狄奧多里克的為人非常溫和而且仁慈。西多尼烏斯在和平時期及社交談話中經常私下提到，後人要是注視哥特國王早期的畫像也不會有恐懼的感覺。這位演說家在圖盧茲宮廷時，為了滿足一個朋友的好奇，在一封信裡很詳細地敘述這位君王
[150]

 ：

狄奧多里克表現出端莊嚴肅的神態，即使別人不知道他的功勳也會對他表示尊敬。雖然他出生帝王之家，但憑著他建立的功勳，即使是一介平民也會獲得很高的地位。他的身材中等、體格強壯有力、四肢勻稱，肌肉的協調良好。
[151]

 要是仔細端詳他的面貌，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有著高聳的額頭、濃粗的眉毛、挺直的鷹鉤鼻、薄薄的嘴唇、整齊潔白的牙齒和白皙的皮膚，在謙虛之中帶著羞澀的笑容，不輕易動怒。他一天的作息時間經過精確地安排，盡量要出現在公眾的視線中。他在每天破曉之前由一小群隨從陪同，前往家中的禮拜堂，通常由阿里烏斯派的教士在一旁服侍。但是只要有人瞭解他在私下所保持的宗教情感，一定認為這種勤勉的信仰是出於習慣和政策的影響。早晨的其餘時間，他用來處理王國的行政事務，座位四周圍繞著軍官，他們表現出循規蹈矩的態度和行為。一大群吵鬧的蠻族警衛分佈在整個覲見大廳，但是不准進入簾幕之內。簾幕的作用是用來遮住會議室內的狀況，不讓外人看見。各國的使臣不斷被引見，狄奧多里克很注意地聆聽，回答他們的問題，用語謹慎而簡潔，按照討論事務的性質，會立即宣告或延期回答他最後的裁決。他在大約八點鐘時從寶座上起身，前去巡視他的金庫或馬廄。要是他打算出獵或僅是在馬背上練習，一個他所寵愛的青年就會攜帶著弓伴隨左右。等到他發現獵物就會親自張弓射箭，很少誤失準頭。身為國王他拒絕從事不榮譽的戰爭，他把自己看成一個士兵，凡事很少假手別人，否則就會感到羞愧。

他的飲食在普通日子裡與一般平民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在每個星期六他會邀請很多客人參加皇宮的宴會。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會用希臘的文雅服務、高盧的豐盛食物、意大利的方式和秩序來接待客人。使用的金盤或銀盤很少會注意重量，但講究光彩奪目且做工精細，也不借重外國或價昂的奢侈品來滿足口腹之慾。葡萄酒杯的大小和飲用杯數都有嚴格規定，絕不能酗酒誤事。用餐時要保持受尊敬的沉默態度，只有莊重和正式的談話才會打破安靜的氣氛。狄奧多里克有時會在用餐後小睡片刻，但會很快醒來並命人準備骰子和賭桌，要大家不必拘束，盡興玩樂，與會者因各自的手氣好壞而被激起興奮的情緒。他喜愛這種賭博就像喜愛戰爭一樣，這能夠展現出他的熱情、技巧、耐性和歡愉的天性。他輸時會大笑，要是贏了就會穩重而平靜。儘管這些看起來無足輕重，但他的廷臣都會選在他贏時提出要求，就是我自己也趁著輸錢的機會獲得國王贈給的利益。

大約在第九時(下午三點)，他再度處理政務，人潮不斷進出直到日落為止。等到皇家晚膳的信號響起，一大批懇求者和抗辯者在一天的辛勞以後離去。晚餐是更為家常的飲食，有時會有小丑或啞劇演員用可笑的機智表演，使大家獲得輕鬆的消遣，但是要求不得用諷刺的言詞觸犯在座的人士。但是女性歌手或靡靡之音被非常嚴格地加以禁止，狄奧多里克只喜歡聽激起英勇行為的戰爭歌曲。等他用完餐以後，夜間的警衛立刻被佈置在金庫、皇宮和寢室的入口。

當西哥特國王鼓勵阿維圖斯登基稱帝時，狄奧多里克以個人的權力和全部軍隊來表達對他的支持，成為維護共和國的忠誠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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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功績讓全世界相信，他不再像祖先那樣陷入黷武好戰的習性不能自拔。

等到哥特人在阿基坦建國以及汪達爾人渡海到達阿非利加以後，蘇維匯人在加利西亞創建王國，渴望征服西班牙，威脅說要滅亡羅馬虛弱統治下的剩餘地區。迦太基納和塔拉戈納的省民為帶有敵意的入侵所苦，向宮廷陳述他們正受到的傷害和所憂慮的事項。阿維圖斯皇帝以自己的名義派遣弗蘭托伯爵前往，讓他傳達和平與結盟的有利提議。

狄奧多里克以強勢作為進行斡旋，公開要求他的連襟蘇維匯國王立即退兵，否則他為了主持正義會派軍隊協助羅馬。傲慢自大的雷契阿里烏斯答覆道：「跟他說，我根本瞧不起他的友誼和他的軍隊。他是不是想要我兵臨圖盧茲城下？這點我倒是保證可以辦到。」狄奧多里克收到挑戰以後，為了防止敵人真的執行大膽的企圖，就率領西哥特人越過比利牛斯山(456 A.D.)，法蘭克人和勃艮第人也參加了他的陣營。雖然他公開宣稱是為了幫助阿維圖斯，但私下其實是為自己和繼承人打算，要征服西班牙，將之變為王國的領地。這兩支軍隊也可以說是兩個民族，在離阿斯托加約12英里的烏爾比庫斯河岸遭遇，哥特人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同時消滅了蘇維匯人的名聲和王國。

狄奧多里克從戰場向首府布拉加進軍，這座城市在古代是商業中心，具有顯赫的地位，
[153]

 現在(指18世紀)還保留著宏大壯觀的遺跡。軍隊在進城時沒有大開殺戒，哥特人尊重女性俘虜的貞操，特別是獻身聖職的修女。但是大部分教士和人民都成為奴隸，甚至就是教堂和祭壇也受到洗劫，全城一片混亂。蘇維匯人時運不濟的國王逃往大洋的一處港口，但是猛烈的頂頭風使他的船隻無法開航。他被俘虜後送給無法和解的敵手，雷契阿里烏斯本著男子漢決不屈從的精神，不期望獲得寬恕，從容赴死。狄奧多里克基於政策的需要或者為了發洩個人的憤恨，在處死蘇維匯人國王以後，率領得勝的軍隊深入琉息太尼亞，抵達主要的城鎮梅裡達。除了聖尤拉莉亞顯示出神跡的威力以外，沒有遭遇任何抵抗。但是他還是在不斷獲得勝利的進軍中停頓下來，沒有等到他徹底征服這一地區，他就被匆匆從西班牙召返。在他撤軍向比利牛斯山前進的途中，他對這個國家感到失望，起了報復之心，就縱容軍隊洗劫波勒提亞和阿斯托加。這不僅顯示出他是不講信義的盟友，而且也是行事殘酷的敵人。就在西哥特國王以阿維圖斯的名義進行戰鬥和征服時，阿維圖斯的統治已經宣告終止。朋友羞辱下台，使狄奧多里克的聲譽和利益都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阿維圖斯靠著他大力支持，才能登上西部帝國的帝座。
[154]




 四、裡西默的用權和馬約裡安繼阿維圖斯為帝(456—457A.D.)

在元老院和人民苦苦請求下，阿維圖斯皇帝把他的皇宮設置在羅馬，並在次年接受執政官的職位。他的女婿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為讚揚他的事跡，寫了一篇有六百行詩句的頌辭。他寫出的這部作品為他贏得了豎立銅像的榮譽，
[155]

 其內容兼具天才的構思和基於事實的陳述。在這裡我們並沒有貶低詩人的意思，但他的確誇大了一個君主和一個父親的功績。他預言說阿維圖斯的統治將長久而充滿榮光，但沒過多久人們就看出其與事實發生矛盾。

阿維圖斯身處的時代，帝位這一威嚴的象徵已經淪落為辛苦而又危險的職務，他還要縱情於意大利的奢侈生活。年齡並沒有熄滅他對愛情的憧憬，於是他受到指責說他勾引別人的妻子，其實這是荒唐而卑劣的笑話，只是被用來侮辱那些丈夫而已，但羅馬人不相信也不瞭解他的德行，也不會在意他的過失。帝國的各個地區已變得日趨疏遠，高盧的外來者(阿維圖斯皇帝)成為人們普遍痛恨和鄙視的對象。元老院申言他們有選舉皇帝的合法權利，這種主權來自古老的憲法，這一信念隨著君權的日漸衰落而再次被激發。但就連阿維圖斯這樣的君主，都可以抗拒沒有武力的元老院，使他們的投票不能發生作用。

可是現在狀況發生了變化，裡西默伯爵不僅支持還煽動元老院的不滿。他是蠻族部隊一個主要的將領，負責意大利的軍事守備任務。西哥特國王瓦利阿的女兒是裡西默的母親，但是他的父親這一系是蘇維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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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民族自尊心(也可說是愛國心)為同胞的不幸遭遇所激怒，選舉在沒有徵詢他意見的情況下進行，他只得服從被選出的皇帝。他以忠誠之心對付帝國的敵人，在戰鬥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使他的威名遠播。後來，他在科西嘉海岸摧毀了一支汪達爾人艦隊，包括60艘大型戰船。裡西默凱旋，獲得「意大利解救者」的光榮稱號。他趁這個時機宣告阿維圖斯的統治已告結束，實力衰弱的皇帝和哥特人盟友的距離太遠，經過一陣短暫而無效的掙扎後，阿維圖斯被迫遜位(公元456年10月16日)。不過，裡西默出於仁慈或是目中無人，
[157]

 讓阿維圖斯退位後出任普拉森提亞主教這個更合意的職位。但是元老院的怨恨沒有得到滿足，他們保持非常強硬的態度，宣告對他處以死刑的嚴厲判決。阿維圖斯很快逃向阿爾卑斯山，抱著非常卑微的願望，並不想讓西哥特人為他復仇，只想在尤里安的聖所使自己和錢財獲得安全(尤里安是奧弗涅的一個主保聖徒)。
[158]

 阿維圖斯因病去世，也有人說是劊子手在途中讓他送命，遺體被運到家鄉布利尤德，長眠在神聖保護人的足下。
[159]

 阿維圖斯只留下一個女兒，就是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的妻子。西多尼烏斯以女婿的身份繼承所有家業，同時在公私方面都無法達成期許，使他產生落寞之感。他的內心充滿憤恨，因而加入高盧的叛黨，至少他曾大力支持。詩人難免犯下一些罪行，他自覺有贖罪的義務，就用一篇新的頌詞來奉承繼位的皇帝。

阿維圖斯的繼承者代表了那種在一個衰敗時代偶然出現的、以重振人類的榮譽為己任的偉大英雄人物。馬約裡安皇帝無愧於時人和後代的推崇，而一位見識卓越而又立場公正的歷史學家的幾句話，可謂強勁有力地概括了這普遍的讚譽之聲：「他待臣民慷慨寬厚，讓敵人膽戰心驚，他的德行無論在任何方面，都遠超在羅馬統治過的國君。」這段話至少可以證明西多尼烏斯的頌詞還有幾分可信。雖然這位善於奉承的演說家用同樣熱情的語調，去歌頌那些不值一提的君王，但是在這種狀況下，他懷有特別的企圖使他的奉承話不至於過分離譜。
[160]



馬約裡安的名字取自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在狄奧多西大帝統治時期，指揮伊利裡亞邊區的部隊。他把女兒嫁給了馬約裡安的父親，一個受人尊敬的官員。馬約裡安的父親在高盧負責稅收的事務，非常有才幹而且廉潔奉公，為人慷慨好義，贏得了埃提烏斯的友誼，但是他不願憑著這層關係在行事陰險的宮廷謀取有利可圖的職務。他那位成為未來皇帝的兒子，從小接受專業的軍事教育，從幼年時代起就顯示出無畏的勇氣、成熟的智慧和慷慨的天性，雖然財產有限但還是不改樂於助人的本色。馬約裡安一直在埃提烏斯麾下服務，竭盡全力協助他建立事功，有權分享他所獲得的榮譽，然而有時也會加以推辭。最後竟然使那位大公(或許是他的妻子)起了懷疑或猜忌之心，強迫他離職退休。
[161]



等到埃提烏斯過世後，馬約裡安重新受到起用並不斷擢升，與裡西默伯爵建立密切的關係，這是最重要的一步，有助於他登上西部帝國皇帝的寶座。在阿維圖斯退位後的那段空位期，野心勃勃的蠻族由於出身低微，不可能獲得帝王的殊榮，於是裡西默以大公的頭銜治理意大利，把騎兵和步兵主將這個更為重要的職位讓給他的朋友。過了幾個月以後，他贏得對阿勒曼尼人戰事的勝利，
[162]

 獲得羅馬人民的愛戴，他也順從民意的要求，就在拉文納登基稱帝。從他寫給元老院的書信中，可以瞭解當時的情況和他的心情：

各位議員，諸君的推選和英勇軍隊的擁戴，使我成為帝國的皇帝。願無上權威的神明引導保佑我的施政作為，務必使我的一切舉措能為諸君公眾帶來福祉安寧。就我個人而言，並不渴望權力，只是順從民意來治理國家，若我自私自利不知感恩，拒絕國家加於我的沉重工作負擔，等於是放棄盡一個公民的職責。因此，請盡力協助你們所推舉的君王，共同分擔責任，齊心促進帝國的幸福，使我能不負所托。我敢保證，在我們這個時代，正義必能恢復它的古代榮名，德行終將獲得應有的獎賞。讓我們不要畏懼誣告
[163]

 ，除了可惡的告發者本人，誰都無罪。我一直對這種行為深惡痛絕，作為一個君王我會對其嚴懲不貸。我們要時刻對敵人保持警覺，我們尊貴的父老裡西默處理軍隊事務，會護衛羅馬世界的安全，使我們免於國外和國內敵人的危害。
[164]

 你們現在已經明瞭政府施政的原則，對一個曾與各位同甘共苦的君王，可完全信賴他的愛心和忠誠。他仍以身為元老院的議員為榮，而其最感憂慮的，是怕有負諸君推舉之明。

這位皇帝在羅馬世界的廢墟之上恢復了古代的法律和自由，即使圖拉真在世也會欣然贊同。寬廣的心胸顯然出於天性，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沒有可供倣傚的榜樣，從前的君王也沒有可以參考的先例。
[165]




 五、馬約裡安痛砭時弊的立法和施政方針(457—461A.D.)

我們對馬約裡安公開和私人的行為所知甚少，但他的法令可反映出君主的特性，我們不僅能從他最早的構思和表達中看出其具有的獨創性，也可看出他熱愛人民，同情大眾疾苦，致力於研究帝國衰敗的原因，有能力提出合理而有效的辦法來改變社會混亂的狀況。
[166]

 他在財政方面提出許多規定，力圖消除或減輕人民最難忍受的痛苦。

其一，他從登基開始，就迫切要求減輕省民因產業而帶來的不堪其苦的負擔(我直接翻譯他說的話)，那就是一再加稅的財產估值和超量財產估值。
[167]

 因此他頒布了一項普遍適用的蠲賦詔書，最後完全免除拖欠的稅金，禁止財政官員用任何借口向人民催繳債務。他下達明智的決定，拋棄過時、擾民、無益的稅收辦法，可以增進且淨化國家稅入的來源。民眾知道往後不會再陷入絕境，就會滿懷希望和感激之情，全心全力為國家勤奮工作。

其二，在估定和徵收稅款的問題上，馬約裡安恢復了由行省官員負責的辦法，取締了以皇帝本人或禁衛軍統領名義指派的委員會。那些受寵的廷臣在獲得此類額外的權力後，態度變得傲慢，任意索取需求，擺出一副藐視下級法庭的神色。他們中飽私囊的數額，要是少於交給國庫款項的兩倍，就決不罷休。有一個強行勒索的案子，若非立法者自己證實，還真令人難以置信。這些枉法的人員提出要求，所有的款項必須用黃金支付。但是他們拒絕接受帝國流通的金幣，而要上面印著福斯蒂娜
[168]

 或兩位安東尼皇帝名字的古幣。那些找不到此類稀有錢幣的臣民，就要用其他的方式去滿足他們永不滿足的要求。如果找到那類金幣，必須按照古代的價值和重量而加倍支付。
[169]



其三，要把城市自治機構(皇帝所說的話)和次級元老院(古代非常正式的稱呼)看成各城市的中樞和帝國的支柱。然而由於行政官員的偏袒不法和徵稅人員的貪污腐化，致使他們的地位愈來愈低微，其中許多成員拋棄光榮的頭銜，情願背井離鄉流亡異地。他提出呼籲，甚至強迫他們回到自己的城市，要將那些使他們放棄市政職能的有害因素找出來全部排除。他明確指示各行省官員，只要經過他們的批准，就讓這些人官復原職，負起稅務的責任。但是，不是像過去那樣負起責任區內已審定的全部額度，只需要開列清單，列舉收到稅款的賬目和欠稅未交的人員。

其四，馬約裡安非常清楚，城市自治團體會因過去所受的不公和壓迫進行報復，因此必須恢復「城市辯護士」那個有用的職位。他訓諭民眾在人人參與的集會中，選出敢做敢為而正直廉潔的人士，能夠確保他們的權力，接受不幸的申訴，保護窮苦百姓不致受到富室豪門的欺壓，把假借皇帝名義的濫權行為隨時奏聞。

遊客將悲哀的眼光投向羅馬的廢墟，情不自禁地責怪古代的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犯下他們不該犯的罪行。事實上他們沒有時間和能力，也沒有興趣來進行這些工作。戰爭的風暴會使城堡和高塔崩塌，但卻無法毀棄龐大建築物的地基，那是在10個世紀的光陰長河中，毫無聲息地進行的。那些出於私利的動機所造成的破壞行為，被不知羞恥的人們毫無顧忌地運用，只有馬約裡安皇帝的藝術鑒賞力才能嚴厲地加以制止。城市的衰微逐漸削減了公共建築物的價值，賽車場和大劇院也許能挑起，但已經很少能夠滿足人們的慾望了。廟宇就算逃脫基督徒狂熱的破壞，但既無神像也無人居住。羅馬日漸稀少的人群，在那空間寬闊的浴場和柱廊中漸漸難以被找到。莊嚴的圖書館和法院大廳，對於懶散的一代而言已經是無用之物，他們整日游手好閒，不受研究學習和法律事務的干擾。執政官或帝王偉大事功的紀念物，不再被看成首都不朽的榮譽而受到尊敬，只被當成建築材料的來源而受到重視，不僅取之不盡而且價廉物美，比從遙遠的採石場獲得的更為方便。羅馬願意予人方便的官員總是收到理由充分的申請，說是為了必要的工作亟須多少石塊和磚頭。最美觀宏偉的建築式樣為了一些破爛不堪的修繕，而被拆得慘不忍睹。墮落的羅馬人為了把公物變成私產，不惜用褻瀆神聖的雙手，損毀祖先最偉大的基業和遺澤。

馬約裡安一直為城市的敗壞深表歎息，對日益猖獗的惡行採取嚴厲的防範措施，就把在特殊狀況下可以拆除某些古代建築物的批准權，保留在君主和元老院的手裡。任何行政官員如果膽敢故意非法侵犯此項權力，將被課以50磅黃金(概約等於2000英鎊)的罰鍰處分。對於拒不執行這一命令的下級官員，馬約裡安威脅要對其施以殘酷的鞭刑，甚至砍去犯案者的雙手。關於最後這一條，立法者可能忘掉了依罪量刑的原則，但是他那股熱忱完全是出於急公好義的情懷，急切地希望保護那個他極願、也完全配生活於其中的時代的紀念物。皇帝認為要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增加臣民的數量，有責任確保婚姻生活的純真，但是他為達成有益目的所運用的手段，非但值得商榷，而且確有不當之處。虔誠的少女如果願意將貞潔獻給耶穌基督，在年滿40歲前不得戴上面紗出嫁。在這個年齡以下的寡婦，必須在5年內出嫁，否則半數的財產將被分給近親，或者被國家籍沒。年歲不相稱的婚姻受到譴責，或被判無效。通姦罪的處分不僅是籍沒財產和流放，要是罪犯敢溜回意大利，按照馬約裡安公開的宣示，可以格殺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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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馬約裡安恢復阿非利加功敗垂成及被迫退位(457—461A.D.)

馬約裡安皇帝竭盡全力恢復羅馬人的幸福和德行的同時，卻面臨根西裡克的武裝力量的威脅，無論就對方的個性還是當時的狀況而言，都堪稱實力最強大的敵人。汪達爾人和摩爾人的一支艦隊在格利阿諾(Garigliano)河的河口登陸，在坎帕尼亞擄掠了大量戰利品。帝國軍隊對混亂不堪的蠻族發起奇襲攻擊，蠻族被一直追殺到船上，連身為國王妻弟的首領也被殺死。這種全面的警覺等於宣示帝國的統治已今非昔比，但是再嚴密的警戒也難以使意大利漫長的海岸線不受來自海上的騷擾和侵犯。公眾的輿論把更為高貴而艱巨的任務強加在天縱英武的馬約裡安身上，羅馬期望他光復阿非利加。攻擊汪達爾人的新定居地的計劃，是推行大膽而明智的政策所導致的結果。若英勇的皇帝能把他的精神灌輸給意大利的青年，若他在戰神廣場恢復使他出人頭地的訓練項目，便有可能親自率領一支羅馬軍隊，揮軍前去對抗根西裡克。這種國家風氣的改革可能會得到下個世代的歡迎，但卻會為那些盡力維持一個衰敗王國的君主帶來不幸，他們為獲得眼前的利益，或是避開迫在眉睫的危險，不得不容忍或加重最有害的弊端。

馬約裡安還是和以前那些最軟弱的皇帝一樣，明知恥辱也只有採用權宜的辦法，招募蠻族協防軍取代自己不習軍旅的臣民。他就像在以出眾的才能揮舞危險的工具，想要展現自己的力量和技巧，豈不知稍出差錯就會傷害到本人。除了那些已為帝國效勞的聯盟以外，皇帝那慷慨和英勇的名聲使得他能夠吸引多瑙河、玻裡斯提尼河，甚至塔內斯河的民族前來為他賣命。阿提拉屬下數以千計最勇敢的臣民，像是格庇德人、東哥特人、魯吉安人、勃艮第人、蘇維匯人、阿蘭人，全部在利古裡亞平原集結，然而他們所向無敵的實力將會因為相互的敵視而抵消。
[171]

 大軍在嚴寒的冬天越過阿爾卑斯山，皇帝全副甲冑步行率軍前進，不時用長手杖探試冰雪的深淺，帶著愜意的神色鼓勵抱怨寒冷的西徐亞人，他們很快就要適應阿非利加的炎熱。里昂的市民原本打算關閉城門防守，很快改變主意乞降，受到馬約裡安的寬大處理。他在戰場打敗狄奧多里克，仍舊承認這位不堪一擊的國王是他的朋友和同盟。高盧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區的重新統一雖然有利，但還不算穩定，這是勸說和威脅雙管齊下的結果。就是力主獨立的巴高達，過去一直逃避或反抗前朝的統治，現在也相信馬約裡安的德操。

他的營地到處都是蠻族的盟友，他的帝座受到人民的愛戴和熱烈的支持，但是皇帝有先見之明，若不建立海軍武力就無法征服阿非利加。第一次布匿戰爭期間，共和國以難以置信的努力，在進入森林砍下第一斧後，不過60天的時間，一支160艘戰船的艦隊，便在海上威風凜凜地排開陣式。
[172]

 即使當前情勢更為不利，馬約裡安的精神和毅力卻不輸古代羅馬人。砍伐亞平寧山的森林，重建拉文納和米塞盧姆的軍械庫和造船廠，意大利和高盧競相要對國家做出最多的貢獻。皇家海軍擁有三百艘戰船以及適量的小艇和運輸船，集結在西班牙的迦太基納安全而寬廣的港灣裡。馬約裡安大無畏的神情使部隊充滿必勝的信念，要是我們相信歷史學家普羅科皮烏斯的說法，馬約裡安的進取精神有時會超過審慎的界限，他急著想目睹汪達爾人的情況，因此偽裝成使臣，把頭髮染色以後前往迦太基。後來根西裡克發現自己招待過並送走了羅馬皇帝，心中感到氣憤不已。這種軼事只能看成不合情理的傳說，完全是後人編造附會，但是這種杜撰的情節也只會被加在英雄人物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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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西裡克不必親自會晤，也能瞭解對手的才幹和策略。他又實施慣用的欺騙和拖延戰術，但絲毫沒有發生作用，於是祈求和平的行動不僅更為急迫，且表現得更為誠摯。但馬約裡安毫不通融，堅持古代的原則，只要迦太基是敵對國家，羅馬就無安全可言。汪達爾人國王鑒於臣民被南方的奢侈生活所腐化，對他們是否還有衝鋒陷陣的豪邁勇氣感到懷疑。他也不信任那些被征服人民的忠誠，他們都憎恨這位阿里烏斯教派的暴君。根西裡克採用堅壁清野的計劃讓毛裡塔尼亞化為一片焦土，
[174]

 但無法打消羅馬皇帝的作戰決心，他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隨時可以在阿非利加海岸的任何一處登陸。根西裡克之所以能倖免於難，在於羅馬有幾位勢力強大的臣民做出了叛國的行為，他們嫉妒羅馬皇帝的成就，因而產生恐懼心。根西裡克在機密情報的引導下，對停泊在迦太基納海灣無人防守的艦隊發起奇襲，很多船隻被擊沉、擄走或燒掉，三年的準備毀於一旦。
[175]

 在這次事件後，雙方的行為都沒有以一時的幸運或失誤為意。汪達爾人沒有因偶然的勝利而自鳴得意，立即派人向馬約裡安再次乞求和平。西部皇帝有足夠能力可擬訂龐大的計劃和承受重大的損失，他同意簽訂和約不過是想暫停用兵，待海軍完成重建，他還是能運用各種手段發起第二次的戰爭。

馬約裡安回到意大利後致力於各項民生福利工作，由於他為人清廉正直，很長一段時期都不知道有人正暗中進行陰謀活動，在威脅他的帝座和生命。發生在迦太基納的不幸事件，使民眾目眩的光榮頓時黯然失色。他壓制政府的濫權作風，等於是阻斷大小官員的財路，這位改革者激起大家極大的反感。那位大公里西默運用影響力，使善變無常的蠻族起而反對既尊敬又痛恨的君主。位於阿爾卑斯山山麓靠近托托納的軍營爆發叛亂行動，馬約裡安的高貴品德無法使他倖免於難，只能被迫脫下皇帝的紫袍。他退位後五天，據稱死於痢疾(公元461年8月7日)。埋葬遺體的簡陋墳墓一直受到後人的景仰和感懷，馬約裡安的私德更是受到後世的敬重和愛戴。惡意攻訐和嘲諷引起他的仗義直言，如果對象是他自己，他就用不屑一顧的態度漠然視之。但他卻始終盡力維護表達意見的自由，在與親密朋友相處時，就會拋開尊貴的地位，盡情享受交友之樂。
[176]




 七、西部帝位的更迭以及對根西裡克的斡旋作為(461—467A.D.)

裡西默為了個人的野心不惜犧牲自己的朋友，心中難免會有懊悔之情，但是他決心不再重蹈覆轍，在選擇下一個皇帝時，為審慎起見避免選擇才德之士。唯命是從的元老院在他的操控下，把帝位授予利比烏斯·塞維魯。他出身寒微而又無突顯的功德，竟能在西部登基稱帝，也是咄咄怪事。歷史毫不在意他的身世、推舉、為人甚或死亡，等到他的存在對贊助人產生不便或帶來威脅時，塞維魯就難逃滅亡的下場。

從馬約裡安的逝世到安特彌烏斯的登基，這段時期真是乏善可陳。整個政府是在裡西默的掌握之中，雖然這個謙遜的蠻族拒絕國王的名位，但他累積了大量財富，編組了一支聽命於己的軍隊，對外建立私人的聯盟關係，用獨立和專制的權威方式統治意大利。奧多亞克和狄奧多里克後來也如法炮製，但是疆域限制在阿爾卑斯山以內。

兩位羅馬將領馬塞利努斯和伊吉狄烏斯對共和國效命盡忠，鄙視裡西默的蠻族出身，他一旦有稱帝的跡象就表示反對。馬塞利努斯仍舊皈依古老的宗教，他身為虔誠的異教徒在暗中抗拒教會和國家的法律。他精通占卜學為人所讚譽，但是他獲得的最有價值的成就是在他的學識、德性和勇氣上。
[177]

 研究拉丁文學可以增進他的鑒賞力，軍事才能使他獲得埃提烏斯的賞識和信賴，也讓他被埃提烏斯的垮台連累。他及時逃脫瓦倫提尼安的荼毒，在西部帝國騷動不安的時期，很勇敢地宣稱要保持中庸之道，不涉及黨派之爭。馬約裡安當權以後他自動歸順，也可能是大勢使然不得不如此。馬約裡安為酬勞他的效命特別讓他管轄西西里，指揮配置在島上的一支軍隊，用來抵抗或是對汪達爾人發起攻擊。但在皇帝逝世後，蠻族傭兵部隊受到裡西默暗中收買要發起叛亂。英勇過人的馬塞利努斯率領一批忠心的追隨者，佔領整個達爾馬提亞行省，僭用西部帝國的大公頭銜，實行溫和而得當的統治，獲得臣民的愛戴。他建立了一支艦隊控制亞得裡亞海區域，經常為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海岸地區帶來驚慌和恐懼。
[178]



伊吉狄烏斯是高盧的主將，他極力傚法並媲美古代羅馬的英雄人物
[179]

 ，因此宣稱要為敬愛的皇帝報仇雪恥，一支作戰剽悍且人數眾多的軍隊追隨他。雖然他為裡西默的權謀和西哥特人的武力所阻，無法向著羅馬進軍，但能維持阿爾卑斯山以外地區的獨立統治。無論平時或戰時，伊吉狄烏斯的名聲都受到各方尊敬。年輕無知的基爾德裡克犯下愚行，法蘭克人對其施以放逐的處罰後，就推選這位羅馬將領為國王，這種非常難得的榮譽可以滿足他的自負而非他的野心。過了四年後，這個民族為傷害到墨洛溫家族而感到悔恨，伊吉狄烏斯在這種狀況下只有忍耐，默許合法的君主恢復原來的地位。伊吉狄烏斯的權勢隨著生命的逝去而宣告終結，可能是下毒或是私下的暴力侵犯，裡西默當然也脫不了干係，容易輕信傳言的高盧人急著贊同這樣的說法。
[180]



西羅馬帝國逐漸沒落後，出現了意大利王國。在裡西默統治下，一直苦於汪達爾人海盜的蹂躪。每年春天汪達爾人在迦太基的港口整備一支實力強大的海上武力，年事已高的根西裡克親自指揮最重要的遠征行動。他把所有的計劃當成機密不讓洩露出去，直到揚帆出海的那一刻才讓屬下知道。當舵手問他要採用哪條航路時，這位信仰虔誠的蠻族用專橫的口氣回答：「就讓風向來決定航路，必會把我們帶到充滿罪惡的海岸，那裡都是注定受到上天懲罰的居民。」如果根西裡克下達更精確的命令，那麼他的判斷是基於掠奪財富而不是懲治罪行。汪達爾人一再進出西班牙、利古裡亞、托斯卡納、坎帕尼亞、盧卡尼亞、布魯提烏姆、阿普裡亞、卡拉布裡亞、威尼提亞、達爾馬提亞、伊庇魯斯、希臘和西西里的海岸地區。他們也想佔領撒丁尼亞島，據有地中海位於中央的有利位置。他們的軍隊從赫拉克勒斯之柱到尼羅河口，散佈著毀滅帶來的荒涼和恐怖。他們熱衷於獲得戰利品而非戰勝的光榮，所以很少會攻擊防衛森嚴的城市，也不會與正規部隊展開陣勢堂堂正正地野戰。但靠著快速的機動能力，他們只要對遙遠的目標起了洗劫的念頭，就會在構成威脅的同時發動攻擊。他們在船上也裝載了相當數量的馬匹，登上陸地後，就用一隊輕騎兵橫掃驚魂喪膽的國度。縱使國君極力鼓勵生育，並以身作則，但土生土長的汪達爾人和阿蘭人，還是在辛勞和危險的戰爭中逐漸消耗殆盡。等到歷盡艱辛的第一代征服者幾乎滅絕後，他們的子孫都是在阿非利加出生，從小享受著舒適的浴場和花園，這些都是他們父執輩英勇戰鬥獲得的成果。於是出征的隊伍空出位置，由大群摩爾人和羅馬人、俘虜和逃犯來適時加以補充。這些走向絕路的可憐蟲，不得不違反自己國家的法律參與掠奪，現在只有全力奉行最殘暴的行為，使根西裡克的勝利蒙受恥辱。根西裡克對待不幸遭擄獲的人員，有時會出於貪財的心理而勒索贖金，有時則完全放縱殘酷的暴行。500名高貴的扎特或札辛瑟斯市民被屠殺，他們遍體鱗傷的屍首被投入愛奧尼亞海，這一惡行被憤怒的公眾歸罪於他的下一代。

像這類罪行不能拿受到激怒作為借口，但是汪達爾國王發起對抗羅馬帝國的戰爭，倒是有合理而且說得通的動機。瓦倫提尼安的遺孀優多克西婭被當成俘虜從羅馬帶到迦太基，她是狄奧多西家族唯一的繼承人。長女優多西婭處於身不由己的境地，成為根西裡克長子亨尼裡克的妻室。於是嚴苛的父親提出合法的要求，要分得適當比例的皇室產業，像這種情形既不容拒絕也難以滿足。東部的皇帝支付了足夠的補助金，至少是很值錢的物品，換來所需要的和平。汪達爾人在保持顏面的條件下送還優多克西婭和幼女普拉西狄亞，將怒氣的發洩限定在西部帝國的國境之內。意大利人缺乏海上作戰部隊，沒有能力獨立保護海岸線的安全，就懇求東部那些正在走運的民族給予援助，他們在過去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都承認羅馬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是兩個帝國的永久分離已使得彼此的利益和關係變得疏遠，所謂信守雙方的條約也只是說說而已。西部的羅馬人並沒有獲得武力和船艦的援助，只是進行著冷淡而無效的斡旋行動。傲慢的裡西默身處困境之中，經過長期的掙扎以後，終於用臣民的身份以謙卑的語氣寫信向君士坦丁堡的帝座告急，作為要求盟友提供協助的代價，意大利接受東部皇帝所指定的人選成為自己的主子。
[181]

 繼續闡明拜占庭這段時期的歷史，既不是本章也不是本卷的目標，但是簡單敘述利奧皇帝的統治狀況和行事風格，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為了拯救衰亡的西部帝國所進行的最後努力。
[182]




 八、利奧在東部登基的始末和推舉安特彌烏斯為帝(457—474A.D.)

自狄奧多西二世亡故後，君士坦丁堡內部的安寧狀況從未受到對外戰爭和黨派傾軋的干擾。聖普爾喀麗亞帶著東部帝國的權杖，嫁給個性謙恭的馬西安，他秉承感激的態度，尊敬她神聖的地位並謹守處女的貞節，在她過世後，他讓人民用宗教的儀式來表達對出身皇家的聖徒的崇敬。
[183]

 馬西安只注意本國的繁榮，對羅馬的連綿災禍視若無睹。一個勇敢而積極的君主竟如此固執，一直拒絕出兵對付汪達爾人，有人認為要將這歸之於秘密的承諾，馬西安過去曾是根西裡克的俘虜。馬西安在統治七年以後逝世，若按規定選出深孚眾望卻不符合各家族利益的繼位者，就會陷東部帝國於危險的境地。有一個家族以優勢的地位，支持符合他們利益的候選人。身為大公的阿斯帕爾如果贊同尼西亞信經，
[184]

 就能順理成章接替帝位。阿斯帕爾他父親、他自己、他兒子阿爾達布裡烏斯，接連三代掌握東部的軍權，他的蠻族衛隊形成了一股軍中勢力，能夠懾服皇宮和首都。阿斯帕爾擁有雄厚的財力，憑著慷慨的作風獲得聲望和權勢。

阿斯帕爾推薦籍籍無名的色雷斯人利奧成為東部帝國的皇帝，他是軍事護民官，也是阿斯帕爾家中的首席管事，這項提名得到元老院一致同意。阿斯帕爾的忠僕從教長或主教手裡接受皇家冠冕，在這場罕見的儀式中表示自己成為皇帝是蒙受神的恩准。
[185]

 這是首位以利奧為名的皇帝，為推崇他的事功特別加以「大帝」的稱號。根據希臘人的意見，在所有帝王之中，無論就英雄還是君主的標準而言，利奧已幾近完美境界。

利奧用溫和而堅定的態度抗拒他的恩主所施加的壓力，表示他要善盡自己的責任和權力。阿斯帕爾詫異地發現他無法運用影響力指派君士坦丁堡的郡守，因此譴責利奧沒有信守承諾，並扯住皇帝的紫袍不放，實在是有失禮儀。阿斯帕爾說：「這樣做太沒有道理，一個人要是穿上這身袍服，若再說謊就是有罪。」利奧回答：「君王若為順從臣下的意願，而放棄自己的判斷和人民的福祉，那才是沒有道理。」
[186]

 之後，皇帝和大公之間再不可能真誠和解，期待雙方保持堅實而長久的關係，無異於緣木求魚。

利奧開始暗中徵募一支由伊索裡亞人組成的軍隊，
[187]

 並且開進君士坦丁堡駐防，同時削弱阿斯帕爾家族的權勢，免除他們在宮廷和政府中擔任的職位。利奧的行為舉止溫和，且在各方面都提高了警覺，使得對方不敢輕舉妄動，以免未能制敵反受其害。像這種內部的重大變故，就會影響到之後到底是謀求和平還是進行戰爭的大政方針。長久以來阿斯帕爾損害帝位的尊嚴，出於宗教和利益，他與根西裡克保持著私下的聯繫，也贊同蠻族在阿非利加的建國大業。一旦利奧擺脫聽命於人的局面，願意考量意大利人所受的苦痛後，便決心根絕汪達爾人暴虐的侵犯行為。他公開宣佈要與地位平等的羅馬皇帝結盟，何況是他把西部帝國的冠冕和紫袍授予安特彌烏斯。

安特彌烏斯的皇室血統可以追溯到僭主普羅科皮烏斯，一旦登基稱帝難免要誇大他的德行和事功。憑著上一輩的功勳、地位和財富，安特彌烏斯成為東部最顯赫的臣民。他的父親普羅科皮烏斯在出使波斯歸來後，獲得將領和大公的高位，安特彌烏斯的名字取自他的外祖父，就是那位受人贊許的東部統領，憑著才幹和忠誠維護狄奧多西在幼年時期的統治，並獲得很大的成就。統領的外孫在與馬西安皇帝的女兒優菲米婭結婚後，立即從一介平民平步青雲、扶搖直上。與皇室的聯姻可以替代必要的功勳，安特彌烏斯很快被擢升至內廷伯爵、軍隊主將、執政官和大公等顯赫的職位。他靠著本領或運道在多瑙河地區獲得戰勝匈奴人的莫大榮譽，馬西安的女婿希望成為岳父的繼承人，也不算是過分虛妄的野心。但是安特彌烏斯用勇氣和忍耐來克制失望之情，直到公眾和輿論認為只有他夠資格統治西部，他繼位登基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
[188]

 西部帝國的皇帝從君士坦丁堡啟程，由幾位地位尊貴的伯爵陪同，隨護的衛隊實力強大，就兵員數量而論幾乎等同於一支正規作戰的軍隊，以堂皇的氣勢得意洋洋進入羅馬。

利奧推薦的人選獲得意大利元老院、人民和蠻族同盟軍的一致贊同。
[189]

 在安特彌烏斯莊嚴的登基大典(公元467年4月12日)之後，緊接著就是他的女兒和大公里西默的婚禮，這件喜事可以保證國家的團結合作和幸福太平。兩個帝國在表面上展現出富足繁榮的景象，很多元老院的議員還要用盛大的排場來掩飾自己的貧窮，花費之大幾乎令他們破產。在慶典期間，所有的軍國大事全部被擱置，法院緊鎖大門不受理訴訟，羅馬的街頭、劇院、公家或私人聚集人群的場合，全都迴響著許門之歌
[190]

 的頌詞和舞蹈。皇家的新娘穿著絲緞長袍，頭上戴著金冠，被引導前往裡西默的府邸。新郎沒有著軍裝，而是換上執政官和元老院議員的服飾。西多尼烏斯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以奧弗涅的演說家身份出現，昔日的萬丈雄心已如過眼雲煙完全消失，他和各行省派來的代表一起祝賀新帝的登基。在新年元旦的執政官任職儀式上(公元468年1月1日)，這位被人收買的詩人過去雖然受到阿維圖斯的愛護和馬西安的器重，現在卻經友人的勸說寫出歌頌「英雄」的敘事詩，讚美安特彌烏斯蓋世的功勳和傲人的幸運，祝福他第二次出任執政官和未來的勝利。西多尼烏斯發表的頌詞現在還流傳在世，無論就作者的身份還是臣民的作為而言，實在令人感到不齒，但卻是獲得成功的最佳保證。奉承之詞的報酬是授予他羅馬郡守的高位，使他能夠在帝國出人頭地，後來更成為受人尊敬的主教和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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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基督教興起後羅馬舉行異教慶典的狀況

希臘人懷抱強烈的期許，盼望皇帝的正教信仰就像維夫特一樣虔誠，他們沒有忘記在安特彌烏斯離開君士坦丁堡時，把佔地廣大的府邸改建為一個公共浴場、一間教堂和一所收容老人的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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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是發現一些可疑之處玷污了安特彌烏斯在神學領域的名聲。菲羅西烏斯是馬其頓教派的信徒，皇帝在與他的談話中，被他那宗教寬容的精神感染，因此羅馬的異端分子集會都不再受到查禁。奚拉裡教皇在聖彼得教堂對此發出無畏而憤怒的譴責，但還是不能讓皇帝廢除這不得人心的恩典。對已成為弱勢團體的異教徒來說，由於安特彌烏斯不予查禁和偏袒維護的態度，他們對未來感到了一線希望。他與哲學家塞維魯的友誼，以及晉陞後者為執政官的舉動，都被說成圖謀要恢復古老的神明崇拜。
[193]

 這些昔日的偶像現今都被打得粉碎，化為塵土；一度被整個民族尊奉為信條的傳統神話，現在也已無人相信，只有當基督徒詩人加以運用時，才不會引起反感和懷疑。
[194]



迷信的遺留尚未完全被抹除乾淨，像是起源在羅馬奠基之前的牧神節慶典，在安特彌烏斯統治期間仍舊在舉行。這種野蠻而簡單的儀式展現出技藝和農業未發展前的早期社會的特點，鄉野的神明掌管辛勤而歡愉的放牧生活，像是潘神、烏努斯和一群山林精靈，都是牧羊人幻想的產物，帶著恣情放蕩、運動嬉戲、挑逗好色的意味，他們的法力有限且遊戲人間。山羊是最符合他們屬性和個性的祭品，獻神以後新鮮的犧牲被切割成小塊，用柳枝穿起來燒烤。縱情於酒色的青年群集在飲宴中，全身赤裸地在原野上奔跑，手裡拿著皮帶，被觸碰到的婦女將得到多產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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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卡狄亞人成為流亡者後，
[196]

 渴飲清泉，夜宿樹叢，在巴拉廷山深邃之處建立潘神的祭壇。根據傳說，羅慕路斯和瑞摩斯都在此處受到母狼哺乳，在羅馬人眼中，此地因而變得更為神聖與古老。此林木叢生的地點逐漸成為羅馬廣場，四周全是雄偉壯觀的建築物。待帝國都城改變宗教信仰後，基督徒仍舊在每年2月舉行牧神節活動，他們相信這對動物和植物世界的繁衍綿延具有神奇莫測的影響力。羅馬主教一直要求廢止這種異教習俗，因為有違基督教的信念，但無法獲得官員支持。根深蒂固的惡習一直維持到5世紀末葉，教皇格拉西烏斯把偶像崇拜完全消滅，完成都城的淨化，為此他特別頒布正式的辯護書，用來安撫元老院和人民的抱怨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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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東西兩個帝國合力遠征阿非利加大敗而歸(462—472A.D.)

利奧與安特彌烏斯平分天下，在公開談話中，他一直對西部皇帝抱有父子之情，愛護備至。就利奧的地位和性格而言，他並不想讓自己身陷阿非利加戰爭的辛勞和危險之中，但東部帝國已竭盡全力，要將意大利和地中海從汪達爾人的魔掌中救出。根西裡克長久以來從海上或陸地對敵人施壓，現在他面臨的威脅是各方面都受到無法避免的入侵(468 A.D.)。禁衛軍統領赫拉克利烏斯勇敢而成功的行動開啟了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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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底比斯和利比亞的部隊在他的指揮下登船裝載。馬匹和駱駝組成的阿拉伯人縱隊，從沙漠中展開陸上行動。赫拉克利烏斯就像過去加圖所做的那樣，
[199]

 在的黎波里海岸登陸，奇襲並攻佔行省的城市，經過辛苦的行軍後，準備與皇家的軍隊在迦太基城下會師。前線城市陷落的情報逼迫得根西裡克提出和平的建議，明知沒有效果但卻能讓他有喘息之機。馬塞利努斯與兩個帝國復交的消息，更使他提高警覺。這位獨立的大公受到說服，承認安特彌烏斯的統治，所以才陪他一起前往羅馬。達爾馬提亞的艦隊可以在意大利的港口停泊，行動積極的馬塞利努斯把汪達爾人從撒丁尼亞島驅走。積弱不振的西部帝國也為東羅馬人的巨大準備工作貢獻出了相當的力量。

利奧為了對付汪達爾人，投注巨資於海上的作戰整備，並見到了可喜的成效。令人好奇且有教導意義的數據，展示出一個正在衰亡的帝國所蘊藏的財富。這些經費包括：皇帝私人產業所供應的1.7萬磅黃金，以及從禁衛軍統領的金庫中徵收和支付的4.7萬磅黃金與70萬磅白銀。但城市都已到達羅掘俱窮的程度，歲入最主要的來源是罰鍰和籍沒，而一個公正廉明又愛民如子的政府，不會使用這種殺雞取卵的手段。總之，整個阿非利加戰爭的費用支出，不論用什麼方式來計算，總額大致是13萬磅黃金，約等於520萬英鎊，要是從穀物價格來比較，可知那個時代的幣值較現代要高。
[200]

 從君士坦丁堡駛向迦太基的艦隊共有1113艘船，士兵和水手的總數超過10萬人。皇后沃麗娜的兄弟巴西利斯庫斯負責這次重要的指揮任務。利奧的妻子過於吹噓他在遠征行動中對抗西徐亞人的功勳，但在阿非利加戰爭中，暴露了巴西利斯庫斯的罪狀和無能。友人為了維護他的軍事聲譽，斷言是他與阿斯帕爾一致同意放過根西裡克的，這樣做等於使西部帝國喪失了最後的希望。

從戰爭的經驗得知，成功的入侵主要是靠著作戰行動的英勇和快捷。遲疑不決會鈍挫出戰之初所具有的實力和銳氣，在前往遙遠地域的行軍途中會逐漸損害部隊的健康和精力，龐大的海軍和作戰部隊一旦無法把握良機，戰力就會在暗中耗損殆盡。要是把時間全部浪費在談判上，那麼大軍初抵無可抗拒的氣勢，在被敵人習慣後就會失去懾人的力量而受到輕視。巴西利斯庫斯強大無比的海上戰力，從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一路順利航向阿非利加海岸。他的部隊在博納角登陸，這個地方也稱墨丘利海岬，離迦太基大約有4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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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拉克利烏斯的軍隊和馬塞利努斯的艦隊在會合以後，全部聽命於皇帝所派遣的主將，汪達爾人在海上和陸地的抗拒行動已經完全受到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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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巴西利斯庫斯抓住敵人心驚膽寒的時機，堅持大無畏的精神向著首府進軍，迦太基就會不戰而降，汪達爾王國難逃滅亡的命運。根西裡克眼見大難臨頭，立刻運用他那熟練的欺敵手段來擺脫困境，於是他用最恭敬的口吻鄭重聲明，他本人和國土任憑皇帝處置，但是需要五天的休戰時間來安排有關的投降事宜。同時大家普遍相信，他私下慷慨的奉獻使得公開的協商行動得到他所希望的結果。有罪而輕信於人的巴西利斯庫斯並沒有嚴詞拒絕敵人熱切的懇求，同意了帶來致命後果的休戰，他的防禦工作進行得極不謹慎，表現出他似乎已自認是阿非利加征服者的心理。

就在這短暫的幾天之內，風向的變化使得根西裡克的圖謀得以實行。他把最勇敢的摩爾人和汪達爾人配置在大型戰船上，每艘戰船再拖幾條較大的帆船，船上堆放著易燃材料。這些帶來毀滅的船隻在漆黑的夜晚，衝進沒有戒備也毫無顧慮的羅馬人艦隊，他們在感覺到危險時才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攻擊部隊奉命要把船隻緊密地相互靠在一起，這種狀況有利於敵人實施火攻，火勢能夠迅速地蔓延，成為無法撲滅的災害。風的呼嘯助長辟啪作響的火勢，士兵和水手都在胡亂喊叫，根本無法指揮，也沒有人遵從命令，黑夜中混亂的環境更增加了恐懼的感覺。羅馬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脫離火燒戰船的困境，保存下一部分的海上戰力。根西裡克的戰船拿出收拾殘局的氣概再次發起攻擊，很多逃脫火焰焚身的羅馬人不是被戰勝的汪達爾人殺死，就是成為俘虜。在這個發生慘劇的夜晚，巴西利斯庫斯手下主要軍官之一的約翰，發揮了一個英雄的氣節以及絕望中奮鬥的勇氣，使他能夠從這段湮滅的歷史中挽救自己的名聲於不墜。就在他奮不顧身地實施防禦時，船隻完全著火燃燒。他帶著輕視的表情拒絕了根西裡克之子根索的招降，根索說只要他放下武器就會饒他的性命，但他穿著全身胄甲毅然投身於波濤之中，就在沉入深海之前用最後一口氣大聲呼叫，他絕不願活著落在褻瀆神聖的狗賊手中。

巴西利斯庫斯的位置遠離危險，所以他表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在火攻開始時就不顧羞恥趕快逃走，在損失一半的人員和船艦後回到君士坦丁堡，為保住自己的腦袋，躲進聖索菲亞教堂的聖所。他的姐妹為他哭泣求情，氣憤不已的君王只好法外施恩。赫拉克利烏斯退入沙漠地區。馬塞利努斯撤回西西里，後來被他的一個船長殺害，據稱是受到裡西默的唆使。汪達爾國王現在感到躊躇滿志，他已經除去羅馬人這個心腹大患。 羅馬帝國的遠征行動失利以後，根西裡克再度成為海洋的主宰，意大利、希臘和亞細亞的海岸地區暴露在他的報復和掠奪之下，的黎波里和撒丁尼亞再次回到他的統治之下，西西里成為新獲得的行省。他的一生充滿光榮的事跡，在他老邁年高壽終正寢之前(477 A.D.)，還能目睹西羅馬帝國的覆滅。

阿非利加的君主在他那漫長而積極的統治時期間，不辭辛勞與歐洲的蠻族建立良好友誼，在適當時機運用他們的武力，轉移兩個帝國對他的敵意。阿提拉逝世後，根西裡克與高盧的西哥特人恢復了聯盟關係。老狄奧多里克的幾個兒子繼續統治這個好戰民族，他們受到利益驅使，忘記了根西裡克施加在他們妹妹身上的殘酷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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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馬西安皇帝過世，狄奧多里克二世再無顧忌，公開違反與羅馬人簽訂的和平條約，把面積廣大的納博訥行省併入自己的版圖，這種不守信義的行為使他獲得豐富的報酬。裡西默把伊吉狄烏斯當成最大敵手，這種政策自私短視，等於在鼓勵狄奧多里克入侵伊吉狄烏斯所擁有的行省。但行動積極的伯爵防守住了阿爾勒並擊退來敵，後來在奧爾良獲得大勝，拯救高盧使之免於淪陷，他終其一生都在阻止西哥特人的擴張行動。西哥特人的野心很快死灰復燃，企圖要終結仍舊據有高盧和西班牙的羅馬帝國，差點在尤里克統治期間完成這件工作(462—472A.D.)。

尤里克謀害他的兄長狄奧多里克後繼位，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都展現出更為凶狠的個性和更加優越的能力。尤里克率領一支大軍越過比利牛斯山，攻佔薩拉戈薩和潘培盧納所有的城鎮，在會戰中擊敗塔拉戈尼斯行省英勇善戰的貴族，揮軍進入琉息太尼亞的心臟地區，允許蘇維匯人保有加利西亞王國，但要臣屬於西班牙的哥特君王。尤里克在高盧的行動同樣積極，也獲得了如在西班牙那樣的重大成就。從比利牛斯山延伸到羅訥河和盧瓦爾河的這片廣大國土上，只有貝裡和奧弗涅這兩個城市或地區，拒絕承認尤里克是他們的君主。奧弗涅的居民在防守主要城鎮克萊蒙時，發揮堅定不移的毅力忍受戰爭、瘟疫和饑饉帶來的災難。西哥特人放棄了毫無成效的圍攻作戰，把最重要的征服工作暫時擱置。

埃克狄西烏斯是阿維圖斯皇帝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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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個英雄人物般憑著難以置信的勇氣，激起行省青年高昂的鬥志。他只率領18名騎士就奮不顧身地攻擊哥特人的軍隊，在快速擊敗敵軍的前鋒部隊後，毫無損傷地退回克萊蒙城內。他的仁慈精神更勝於英勇行為，在物資極為缺乏的時期，拿出私人錢財養活4000個窮人。同時他運用個人的影響力徵召了一支勃艮第人組成的軍隊，前來解救奧弗涅之困。信仰虔誠的高盧公民從他所表現出的德行中獲得安全和自由的希望。他們迫切地想要從埃克狄西烏斯的權威和榜樣中，瞭解自己是否會流亡異鄉或接受奴役，但即使是這樣的美德也無法改變高盧即將毀滅的形勢。公眾的信心已經喪失，國家的資源消耗殆盡，高盧人深信安特彌烏斯只想統治意大利，對於阿爾卑斯山這邊受苦受難的臣民，根本沒有給予保護的能力。這位兵微將寡的皇帝只能靠1.2萬名不列顛協防軍，防守廣大的高盧地區。裡奧泰穆斯是不列顛島的獨立國王或酋長，被說服後願意將部隊運到高盧大陸。於是，他順著盧瓦爾河溯流而上，在貝裡紮下營寨。當地人民對暴虐的盟友一直抱怨不已，後來部隊被西哥特人的大軍摧毀或驅散。


 十一、羅馬元老院行使司法權審判阿瓦達斯(468A.D.)

羅馬元老院最後一次行使司法權，是將之用在高盧臣民身上，那就是對禁衛軍統領阿瓦達斯的審判和定罪。西多尼烏斯被控包庇並協助這位國事犯，後來他能安然無事真是幸運。他用關懷的態度對不幸的朋友表示同情，認為阿瓦達斯是因為不謹慎的言行才犯下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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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瓦達斯得以從危險中脫身，不僅沒有從中獲得教訓，反而更增加了他膽大妄為的信心；不僅沒有痛改前非，反而使行為更不知檢點。所以他的成功比起敗亡更讓人感到意外。他在第二次出任禁衛軍統領時，又獲得五年任期，這次他放棄過去的一貫作風，不再重視施政的治績和民眾的愛戴。他輕浮的性格很容易為諂媚所腐化，為反對所激怒，被迫把行省視為戰利品，來滿足那些糾纏不放的債權人。他善變而無禮的態度觸犯到高盧的貴族，最後被群眾的痛恨所淹沒。元老院針對他的違法下達命令，召喚他前去為自己的行為提出辯護。他在風平浪靜中渡過托斯卡納海，幻想未來一定會太平無事。阿瓦達斯以統領的位階仍舊受到應有的尊敬，內務大臣弗拉維烏斯·亞塞拉斯伯爵很親切地接待了他，並沒有將他監禁，這位伯爵住在卡皮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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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達斯遭到控訴人的窮追猛打。高盧來的四位代表無論在出身、地位還是辯才方面都是知名之士，他們以這個重要行省的名義，按照羅馬司法審判的形式，提出民事和刑事的控訴，要求對他們個人的損失給予賠償，並對國事犯施以處罰。他們的訴狀中關於控訴阿瓦達斯瀆職的部分不僅項目繁多而且涉及的金額龐大，但是他們主要的證物還是一封攔截到的信。通過阿瓦達斯秘書的指控，他們可以證明這封信完全是經他指示所寫。寄信人在信中像是在規勸哥特國王，不要與希臘籍的皇帝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他建議對方攻擊在盧瓦爾河的不列顛人，然後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按照雙方的約定將高盧瓜分。像這樣危害國家的圖謀可以視為大逆不道，就是他的朋友，也只能將之歸於他的虛榮和衝動以減輕他的罪名。高盧代表富於心機，決定到辯論最緊要的關頭才運用最有力的武器，但是他們的意圖被關心朋友的西多尼烏斯所發現，立刻通知毫不知情的罪犯將要面臨的危險。阿瓦達斯不僅拒絕且憎恨朋友對他提出的有益的勸告，西多尼烏斯內心平靜沒有怒意，只是真誠地為阿瓦達斯的傲慢和狂妄而感到惋惜。

阿瓦達斯像一個執政官候選人那樣，穿著白袍在卡皮托現身，接受亂哄哄的人群對他的致意和提供的服務。他到商人的店舖去看絲織品和珠寶，有時像路人般漠不關心，有時又像顧客般裝出很注意的樣子，不停地抱怨所處的時代、元老院、君王以及遲到的正義。但是很快，他的抱怨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審判要盡早開庭，阿瓦達斯和控訴人在指定的日子來到羅馬元老院，出席人數眾多的會議。高盧的代表穿著樸素的衣物，獲得法官的同情，反觀他們的對手一副光彩和時興的打扮，只會引起大家的憤慨。阿瓦達斯和高盧的首席代表直接在議員的長椅上就座，他們的行為形成了驕傲與謙恭的對照。這場引人注目的審判，以法律的力量和自由的辯護表現出古老共和國鮮明的形象。高盧代表傾訴行省的委屈和苦況，等到他們誦讀那封重要的書信時，所有在場人員的心情全部激動起來。剛愎的阿瓦達斯還是固執己見，死不認罪。他引用很奇特的假定事項，那就是一個臣民除非陰謀僭取紫袍，否則不得以叛逆罪判處。在宣讀文件時，他一再大聲承認願意真誠地和解。等到元老院一致表決他犯下死罪，他不僅感到難以置信而且驚惶萬分。

元老院的敕令剝奪了他的統領位階，他成為一介平民，被一群禁卒很可恥地押解到國家監獄。在14天的休會期後，元老院召開會議宣告死刑的判決。但是他在埃斯科拉庇斯島的監獄中還抱著一線希望。因為按照古老的法律，即使對於罪大惡極的犯人，還是會給予30天的待決期。
[207]

 的朋友多方設法，獲得安特彌烏斯皇帝的憐憫和寬恕，高盧統領最後被改判以流放和財產充公這個較為溫和的處分。阿瓦達斯的過錯值得同情，但共和國因赦免塞洛納圖斯的罪行，受到司法不公的指控。奧弗涅的人民提出上訴，最後終於定罪並且公開處決。這位罪不可赦的大臣，是那個時代的喀提林。
[208]

 他與西哥特人保持秘密通信，出賣他所壓迫欺詐的行省，孜孜不倦致力於制定最新的稅則和追查時過境遷的罪行。他那種令人髮指的惡行即使沒有激起畏懼和憎恨，也一定會為人所藐視和不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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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安特彌烏斯為裡西默所弒及奧利布裡烏斯的興亡(471—472A.D.)

上面所提到的罪犯還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並沒有超越法律範圍之外。但不論裡西默所犯的罪行為何，這個權勢熏天的蠻族都能夠與君王抗爭，或者進行協商屈尊接受聯盟。安特彌烏斯承諾要給西部帶來和平興旺的統治，卻很快為災禍和傾軋所籠罩。裡西默對於如今有人權勢高過他，感到惶惶不安無法容忍，因此他離開羅馬，把府邸安置在米蘭。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對於散佈在阿爾卑斯山和多瑙河之間的好戰部族而言，一方面便於邀請他們前來相助，另一方面也容易加以拒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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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逐漸分裂為兩個獨立而相互敵對的王國，利古裡亞的貴族為迫在眉睫的內戰而驚惶不已，全部投身在大公的腳前，懇求他以大局為重。裡西默不動聲色地用傲慢的口氣回答：「就我而言，我還是願意與這位加拉太人
[211]

 保持友誼。但是，他一旦看到我們順從，就會變得驕傲，誰來節制他的驕傲，平息他的怒氣？」他們向裡西默提到帕維亞主教埃皮法尼烏斯
[212]

 ，他不僅人品清貴、才識高超，且具有口若懸河的辯才，若讓他擔任使臣從利害關係和婚約親情方面著手，可平息最強烈的反對意見。推薦的人選得到裡西默的同意，埃皮法尼烏斯本著慈悲為懷的精神願意負起說客的任務，毫不遲疑地立刻前往羅馬，憑著他的地位和聲望獲得隆重接待。

主教的說辭是為了和平這點倒是不難瞭解到。他一再重申，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寬恕對方的侮辱和無禮，這樣才是仁慈、寬厚和謹慎之道。他鄭重地規勸皇帝要避免與凶狠的蠻族發生衝突，因為這不僅會危害到自身安全，也會給國家帶來毀滅。安特彌烏斯雖承認他所言不虛，但他對裡西默的行為感到深刻的悲傷和憤怒，這種情感在談話中不由自主地發洩出來。他驚呼道：

對這位忘恩負義之徒所提出的任何要求，難道我們曾經拒絕過？對於他的所作所為即使讓人怒不可遏，難道我們還不是忍氣吞聲？我顧不得紫袍的尊嚴，把女兒嫁給一個哥特人，為了國家的安全，我甚至犧牲家聲和門風。這些應該使裡西默永葆忠誠的慷慨，反而激起他用不義的手段來對付他的恩主。難道他沒有掀起各種戰爭來打擊帝國？難道不是他經常唆使和協助那些帶著敵意的民族傾瀉他們的憤恨？是不是我現在就得接受他那不忠不義的友誼？他已經違反了作為一個兒子的責任，我還能希望他尊敬這一紙婚約？

但安特彌烏斯的怒氣在充滿熱情的宣告中逐漸消失，他表示願意屈從埃皮法尼烏斯的提議。主教為恢復意大利的和平感到滿意，就回到自己的轄區，
[213]

 但雙方的修好是否能真誠維持下去，實在讓人感到懷疑。皇帝的力量過於弱小被迫只得故示仁慈，裡西默暫時中止了野心勃勃的行動，在暗中加強準備工作，一旦時機成熟，就決心要顛覆安特彌烏斯的統治。後來和平與忍讓的假面具被撕破，裡西默獲得勃艮第人和東方的蘇維匯人大量增援以後，軍隊的戰力更為強盛。他公開宣佈與這位希臘籍的皇帝斷絕所有關係，從米蘭向著羅馬的城門進軍，把營地紮在阿尼奧河河岸，迫切盼望著奧利布裡烏斯的到來，把他當成下任皇帝的候選人。

元老院議員奧利布裡烏斯出身安尼西安家族，自認能夠合法繼承西部帝國。他娶瓦倫提尼安的幼女普拉西狄亞為妻，在她被根西裡克送回後，她的姐姐優多西婭仍被留下，如同俘虜一樣成為根西裡克兒子的妻室。汪達爾國王支持羅馬盟友的公正權利，一面用恫嚇手段，一面提出懇求，並特別指明，若元老院和人民不承認合法的君王，仍擁戴不合格的外鄉人當皇帝，就會引起戰爭。
[214]

 奧利布裡烏斯與國家公敵建立友誼，使他在意大利無法獲得民眾愛護，但裡西默一心想推翻安特彌烏斯皇帝，就引誘奧利布裡烏斯成為皇位候選人，憑著顯赫的身世和皇家的聯姻，一切行動合法，不會被視為謀逆的叛賊。

奧利布裡烏斯身為普拉西狄亞的丈夫，像祖先一樣獲得執政官的高位，大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安享榮華，因他欠缺治理帝國的天賦才能，所以覺得不必為帝位而自尋煩惱。但奧利布裡烏斯最終還是屈服在友人的不斷糾纏下，加上他妻子在旁慫恿，遂草率地陷身於內戰的危險和災難中。他接受了意大利的紫袍，是因私下得到了利奧皇帝的默許，然而他在西部登基稱帝，還是由於那個生性善變的蠻族(裡西默)在背後的支持。他無論是在拉文納還是奧斯蒂亞港登陸，都未遭到絲毫阻礙(根西裡克主宰著海洋)，他很快到達裡西默的營地，在那裡成為西部世界的統治者(公元47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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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西默把前哨從阿尼奧河延伸到米爾維亞橋，已經佔據了一半的羅馬城——梵蒂岡和雅尼庫盧姆，台伯河將這邊與城市其餘部分隔開。
[216]

 傳聞那些擁護奧利布裡烏斯的議員，已從元老院退出，要召集會議舉行一次合法的選舉。但元老院多數議員和人民仍舊堅定擁戴安特彌烏斯，哥特軍隊給予他有效的支持，延長了他的統治時間。在經過三個月的抵抗後，公眾遭到伴隨而來的災難，饑饉和瘟疫。最後，裡西默在哈德良橋或稱為聖安傑洛橋發起凶狠的突擊，哥特人在他們的領袖基利默戰死前，一直在這處狹窄的通道實施英勇防禦。戰勝的部隊排除阻擋他們前進的阻礙，勢如破竹地衝進城市中心，安特彌烏斯和裡西默的內爭將羅馬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這是當代一個教皇的說法)。命運多舛的安特彌烏斯從躲藏處被拖出來，毫無人性的女婿下令將他殺死(公元472年7月11日)，這是第三位或第四位在他手上犧牲的皇帝。軍隊的士兵和黨派的暴民聯合起來，他們的行為就像蠻族一樣凶殘暴虐，不受約束地到處燒殺擄掠。這些奴隸和平民所形成的暴民，根本不理會當前處境，只想趁機搶劫。整個城市呈現出嚴苛的殘殺和縱情的放蕩這種極為怪異的對照。
[217]

 此舉帶來巨大災難的事件，除了罪惡外毫無光榮可言。

事後不過40天，僭主裡西默得病暴斃(公元472年8月20日)，意大利才獲得絕處重生的機會。裡西默把指揮軍隊的權力授予他的外甥——甘多柏德，他是勃艮第人的一個諸侯。這次重大變革的主要當事人都在同一年內相繼離開人世，奧利布裡烏斯的統治不過七個月，他的死亡(公元472年10月23日)並沒有顯示出遭受暴力侵犯的跡象，他的後裔只有與普拉西狄亞所生的一個女兒。狄奧多西大帝的家族從西班牙遷移到君士坦丁堡，都是靠著女性的傳承得以延續不絕，現在已經是第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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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格列西裡烏斯和尼波斯的接位及奧列斯特的崛起(472—476A.D.)

當意大利正處於帝位空懸、任由無法無天的蠻族四處為患時，
[219]

 利奧在御前會議對西部選出新的君主極表關切。沃麗娜皇后加緊運作，想要光大自己的家族，她曾將一個侄女嫁給尤里烏斯·尼波斯，而尼波斯繼承了叔父馬塞利努斯的地位，統治達爾馬提亞，比起西部皇帝的虛名具有更大的實權，他被沃麗娜皇后說服接受紫袍。拜占庭宮廷的行事作風不僅軟弱無力且優柔寡斷，當安特彌烏斯甚至奧利布裡烏斯逝世數月後，所指定的繼承人才帶著大隊人馬出現在意大利臣民眼前。這期間，格列西裡烏斯，一個籍籍無名的軍人被他的恩主甘多柏德授予帝位。但勃艮第君主既無能力也無意願用內戰來支持他的人選，而且他要在王國內實現自己的野心，於是越過阿爾卑斯山回到高盧。
[220]

 失去保護的格列西裡烏斯願意用羅馬的權杖交換薩羅納主教的職位。處理完這位競爭者後，尼波斯皇帝受到元老院、意大利人和高盧省民的承認。大家異口同聲地稱讚他的德行操守和軍事才能，任何人只要從他的政府獲得好處，就會用預言般的口吻宣佈，尼波斯會使臣民重新恢復幸福的生活。
[221]



他們的希望(要是還有人心存這種希望的話)不到一年就消失無蹤，在尼波斯短促而屈辱的統治期間，唯一的重大事項是簽訂和平條約，把奧弗涅割讓給西哥特人。意大利皇帝為了獲得國內的安全，犧牲高盧最忠誠的臣民。
[222]

 但這種安寧的局面很快為蠻族同盟軍憤怒的叛亂所侵犯。他們在將領奧列斯特的指揮下，全速從羅馬向著拉文納進軍。尼波斯為叛軍的接近而戰慄不已，他對拉文納的防禦能力沒有信心，趕快逃上他的船隻，退回亞得裡亞海對岸的達爾馬提亞公國。他經過這次可恥的遜位後又多活了五年，一直到在薩羅納被背信棄義的格列西裡烏斯殺死前，他都一直處於被流放的狀態。為了獎勵格列西裡烏斯的暴行，他被擢升為米蘭的總主教。

被征服的民族在阿提拉死後都揚起獨立的大纛，根據他們的領土權和戰爭的成果，在多瑙河以北的廣大地區，或是在多瑙河與阿爾卑斯山之間的羅馬行省，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其中最勇敢的年輕人受到招募，組成一支稱為「同盟軍」的軍隊，用來保衛意大利安全，也給人民帶來難以言喻的恐懼。
[223]

 在這雜亂混合的群體中，以赫魯利人、錫裡人、阿蘭人、圖爾西林吉人和魯吉亞人明顯佔有優勢。奧列斯特是塔圖拉斯的兒子，也是西部最後一個羅馬皇帝的父親，拿這些武士當作傚法的榜樣。
[224]



前面已提過奧列斯特的歷史，知道他並沒有背棄自己的國家，憑著身世家財成為潘諾尼亞最顯赫的臣民。當行省被割讓給匈奴人，阿提拉成為合法統治者，他進入宮廷服務，擔任阿提拉的樞密大臣，一再被派到君士坦丁堡出任使臣，代表專橫的國君提出種種要求。等征服者去世，奧列斯特恢復自由之身，保持超然的立場，拒絕追隨阿提拉的兒子退回西徐亞的曠野，也不聽從東哥特人的命令，他們現在已篡奪了整個潘諾尼亞地區。他情願在意大利的君主手下服務，因為這些君主都是瓦倫提尼安的繼承人。奧列斯特具有英勇和勤勉的稟性，且作戰經驗豐富，所以他在軍隊中迅速得到陞遷，後來獲得尼波斯的寵信，拔擢成為大公及軍隊主將。部隊長久以來就尊敬奧列斯特的為人處世和所具有的權勢。他對部隊中的士兵也非常關切，經常與將士用自己的方言交談，與各部族的酋長都是多年的好友，已經建立起了密切的關係。於是在他的請求之下，大家拿起武器反對出身寒微的希臘人，這位不得人望的君王竟敢要求他們聽命從事。當奧列斯特基於一些秘密的動機，不願穿上紫袍登基時，這些酋長就順水推舟擁護他的兒子奧古斯圖盧斯成為西部帝國的皇帝。

隨著尼波斯的退位，奧列斯特現在已經抵達了他雄心勃勃的希望的頂峰，但就在第一年結束之時，他立刻發現有一場反對自己的叛變，那些傭兵肆意違反誓言、忘恩負義，真是給他上了難忘的一課。意大利的統治完全操縱在傭兵的手裡，種種翻雲覆雨的變化全看他們如何選擇，如果君王不願當聽話的奴隸，就要立刻成為犧牲者。這些異鄉人都是危險的盟友，他們欺壓和侮辱羅馬人最後僅餘的自由和尊嚴。在每次帝位更替的變革之中，他們為了羅馬人支付的代價和自己應有的特權而爭執，那種無禮犯上的姿態已經到達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然而這些傭兵卻還在羨慕高盧、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的同胞能夠得到更多的好處，勝利的軍隊建立了獨立自主和世代傳承的王國，於是這些傭兵部隊堅持要求，立刻劃分意大利三分之一的領土給他們。

奧列斯特居於完全不同的立場，所秉持的精神讓人感到欽佩，他的選擇是寧願迎戰一支武裝起來的蠻族部隊，也不願陷無辜的人民於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於是他拒絕接受這種厚顏無禮的要求，反而使野心勃勃的奧多亞克獲得有利的借口。這個膽大包天的蠻族向那些戰友提出保證，如果大家拋棄成見聯合起來接受他的指揮，他就會立刻為大家討回公道，畢竟合乎禮法的請願不能就這樣遭到否決。在意大利所有的軍營和城防部隊的駐防地點，同盟軍抱著同樣的希望發出憤怒的吼聲，很快集結在深得軍心的首領的旗幟之下。不幸的奧列斯特為這股勢不可當的狂流衝倒，在倉促之中退守帕維亞這座防衛嚴密的城市，神聖的聖靈顯現派教徒在這裡設置了主教的座堂。帕維亞立即受到圍攻，防禦的工事全部被摧毀，市鎮受到洗劫，雖然主教費盡力氣總算使得教堂的財產受到保護、女性俘虜的貞節不受侵犯，但還是只有處死奧列斯特才能平息暴亂。
[225]

 他的兄弟保羅在拉文納附近的作戰中被殺，剩下毫無希望的奧古斯圖盧斯不再獲得奧多亞克的尊敬，反而要懇求他大發慈悲。


 十四、奧多亞克在意大利的勝利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476—490A.D.)

這個獲得勝利的蠻族是埃德康的兒子，前面曾提到埃德康的功績，那時他是奧列斯特的同僚，因涉及謀害君王的叛逆事件，被免除使臣的職位。但他及時悔悟，要不就是早有圖謀，不僅將功贖罪，而且獲得了阿提拉的賞識，被擢升到引人注目的高位。他指揮的部隊要輪替護衛皇家的村莊，部隊由錫裡人組成，他們是他的直系和世襲臣民。等各族開始叛亂，他們還是追隨匈奴人。12年後，埃德康再次做出光榮事跡，他在寡不敵眾的狀況下與西哥特人展開鬥爭，經過兩場犧牲慘重的會戰，錫裡人被擊敗，四處星散。
[226]

 英勇的首領在經歷了部族重大的災難後，無法偷生於世，留下兩個兒子奧努夫和奧多亞克，繼續與當前的苦難奮鬥不息。他們在流亡外國期間靠著搶劫和做傭兵，來獲得資金以維持忠實的追隨人員。奧努夫直接投效君士坦丁堡，後來他殺害了心胸寬闊的恩主，玷污了他在軍旅生涯所獲得的名聲。他的兄弟奧多亞克領導所屬，在諾裡庫姆的蠻族中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無論是他的個性還是運道都適合最艱辛的冒險事業。

當時整個國度最得眾望的聖徒是塞維裡努斯，奧多亞克為了要確定自己未來的前途，就虔誠地拜訪聖徒隱居的小室，懇求他的認同和祝福。低矮的門戶容不下奧多亞克魁偉的身材，他只有彎腰躬身進入室內。聖徒從他那謙卑的姿態看出他的前途無可限量，會建立偉大的事功，就用預言般的口氣向他指示：「前往意大利去追求心中的目標，你會立刻脫去這身襤褸的袍服，獲得的財富可以使你發揮慷慨的天性。」
[227]

 這個蠻族有大無畏的精神，不僅接受也證實了聖徒所說的預言，他被允許為西部帝國提供軍旅服務，很快獲得很高的職位，負責皇家衛隊的警衛工作。他的言行舉止逐漸變得高雅，軍事素養也有很大的進步。意大利的同盟軍沒有選他擔任將領，倒不是奧多亞克的勇氣和才能不符合標準，
[228]

 而是他建立的功勳太過卓著，以至於大家認為只有國王的寶座才配得上他。但是在他的統治期間，一直拒絕穿著紫袍和冠冕，
[229]

 以免觸怒各部族的諸侯。他們的臣民在不經意間混雜起來，組成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經過時間的同化和策略的需要，不知不覺中形成一個偉大的民族。

蠻族習慣於接受王權的統治，意大利歸順的人民毫無怨言地準備服從權威。奧多亞克在實際統治時還是以西部皇帝代理人自居，但他決心廢除這個無用的職位，認為這完全是古老傳統留給後代的負擔，然而這需要過人的膽識和洞察力才能找出更方便的統治形式。時運不佳的奧古斯圖盧斯自取其辱，他向元老院提出退位的申請，會議最後一次表達了對羅馬皇帝的順從，如過去一般體現出他們熱愛自由的精神以及對憲法形式的尊重。元老院一致通過敕令，要將一封書信送給芝諾皇帝，他是利奧的女婿和繼承人，在經歷了一場為期短暫的叛變後，重新恢復了秩序，登上拜占庭的寶座。羅馬元老院嚴正聲明：

(他們)放棄有關的權力和意願，不再在意大利延續帝位的傳承。他們認為，一位君王的權威，就足以同時照顧和保護東部和西部。元老院以他們和人民的名義，同意將整個帝國的中樞從羅馬轉移到君士坦丁堡。他們單方面很自私地放棄選舉皇帝的權力，剩餘的權威中唯一給後世留下的遺產是通用於世界的法律。共和國(他們提到這個名字時一點都不感到羞愧)完全信任奧多亞克在政務和軍事方面的能力和德行，同時元老院很謙卑地懇請皇帝授予他大公的頭銜以及統治意大利行政區的權力。

君士坦丁堡帶著不滿和氣憤的態度接待元老院的代表團。當他們覲見芝諾時，芝諾嚴詞指責西部竟如此對待安特彌烏斯和尼波斯兩位皇帝，要知道是在意大利懇求之下，東部才同意選派他們前去擔任皇帝的。

「你們謀殺了第一個皇帝，然後又把第二位皇帝趕走，但是現在他還活著，那就依然是你們合法的君主。」芝諾如此說道。但是謹慎的芝諾立刻放棄了幫助尼波斯復位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何況成為羅馬世界唯一的皇帝可以使他的虛榮心獲得滿足，從此他的雕像就能光榮地豎立於羅馬城中了。他的表現雖然曖昧，但還是抱著友善的態度與奧多亞克大公通信，同時很高興地接受了皇家的徽章標誌、寶座以及皇宮的神聖裝飾，這些都是蠻族恨不得趕快從人民眼前移走的東西。
[230]



在瓦倫提尼安去世這20年的時間裡，連續有9位皇帝喪生或垮台。奧列斯特的兒子之所以能獲得推選完全是靠著年輕英俊，他值得後人注意的也就只有這一點。如果他的統治不是標示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476年A.D.或479A.D.)，那麼他在人類歷史上就沒有留下任何可資紀念的事跡。
[231]

 身為大公的奧列斯特在諾裡庫姆的佩托維奧，娶了羅慕路斯伯爵的女兒為妻，為自己的兒子取名奧古斯都，這個名字雖說有貪慕權勢的意味，但是這在阿奎萊雅也是常用的綽號。然而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家兩位最偉大的奠基者，他們的稱號竟會很奇特地集合在這位最後的繼承人身上。
[232]

 奧列斯特的兒子僭用並侮辱了羅慕路斯·奧古斯都這個名字，但希臘人把第一個名字訛用為摩邁盧斯，而第二個名字，拉丁人為了表達自己的輕視加上表示「小」的語尾詞，就成為奧古斯圖盧斯。

心胸豁達且仁慈的奧多亞克饒了無害年輕人的性命，讓他帶著全家離開皇宮，並賜給他6000金幣的年金，指定坎帕尼亞的盧庫盧斯城堡作為他被放逐或退休的住處。

當年，羅馬人剛從布匿戰爭的辛勞中喘息稍定，就為坎帕尼亞的美景和歡愉所吸引。老西庇阿的鄉間住房位於利特努斯，展現出農村簡樸的作風。
[233]

 那不勒斯灣令人心曠神怡的海岸滿佈別墅，蘇拉讚賞他的對手馬略見識高人一等。
[234]

 莊園位於高聳的米賽盧姆海岬，在每一邊都可以控制陸地和海洋，涵蓋的範圍延伸到遙遠的地平線。過了幾年以後，馬略的別墅為盧庫盧斯
[235]

 買下，價格從2500英鎊猛漲到8萬英鎊。
[236]

 別墅的新主人用希臘的藝術和亞洲的財富把住所裝飾得美輪美奐，盧庫盧斯的府邸和花園在皇家的宮殿中，獲得首屈一指的聲譽。
[237]

 等到汪達爾人在海岸地區肆虐，位於米賽盧姆海岬的莊園逐漸加強了防衛的力量，成為堅固的城堡，西部最後的皇帝在此過著退隱生活。這重大的變革後又過了20年，莊園被改為教堂和修道院，供奉著聖塞維裡努斯的遺骨，在破敗的辛布裡人和亞美尼亞人戰勝紀念碑中，過著與世無爭的平靜日子。直到10世紀初葉，由於這些遺留的堡壘可能成為薩拉森人危險的庇護所，被那不勒斯人夷為平地。
[238]




 十五、羅馬精神的淪喪和奧多亞克統治意大利的狀況(476—490A.D.)

奧多亞克是首位統治意大利的蠻族，治下的臣民自命不凡，處處覺得高人一等。羅馬人受到莫大恥辱，的確令人由衷同情；墮落的後代裝出一副悲傷和氣憤的樣子，卻讓人不禁對他們產生憐憫之情。意大利災難不斷，逐漸剝奪了羅馬人引以為傲的自由和光榮意識。在羅馬事功鼎盛時期，各個行省被共和國的武力降服，市民也受到共和國法律管轄。這些法令後來被內部的爭執摧毀，城市和行省也變成暴君任意處置的私產，憲法的形式原本是起到緩和或掩飾奴役的作用，也在不知不覺中為時間和暴力所消滅。意大利人對於他們藐視或厭惡的君主，始終為他們的蒞臨或離去感到哀怨。人民在連續5個世紀內，受到縱兵殃民的軍事統治、任性善變的專制政體和無所不在的高壓策略所帶來的無窮痛苦。就在同一時期，蠻族從卑微和屈從的狀況中脫穎而出。日耳曼和西徐亞戰士進入各行省，羅馬人處在他們的羞辱或保護之下。這些蠻族一開始是作為奴僕或同盟，但最後卻成為主子。人民的憤恨為畏懼所壓制，反倒開始尊敬好戰首領的精神和權勢。蠻族首領被授予帝國的高位，羅馬的命運完全依靠無可匹敵的外鄉人手中所執的刀劍。堅毅的裡西默立足在意大利的廢墟之上，雖沒有國王的頭銜，卻已在行使君主的權力，逆來順受的羅馬人在無形中已準備接受奧多亞克和後續各蠻族的統治。

意大利國王奧多亞克因勇氣和機運而被推上高位，實在是名正言順，足可稱得上當之無愧。而溝通習慣的養成逐漸泯滅了他那凶暴的天性，他雖身為一個征服者和蠻族，卻能夠尊重臣民的制度甚至是他們的偏見。經過7年的統治後，奧多亞克恢復了西部的執政官頭銜，他自己出于謙虛或高傲的心態，拒絕了這一東部皇帝仍舊保有的榮譽頭銜。元老院的首席元老由11名最有聲望的議員輪流擔任，
[239]

 名單中因有受人尊敬的巴西裡烏斯而倍增光彩，他的人品及德行獲得了西多尼烏斯的友誼和讚譽。
[240]

 皇帝頒布的法令能被嚴格執行，意大利的民政權力仍掌握在禁衛軍統領及他的下屬官員手裡。奧多亞克將引人反感的徵收稅賦的工作交給羅馬官員負責，而自己卻扮演及時施惠於民眾的角色。
[241]

 他與其餘蠻族一樣信奉阿里烏斯派異端教義，但尊敬教士和教會的神職人員。正統基督徒保持沉默，證明他們還處於宗教寬容的政策下。為了確保城市的安寧，需要由郡守巴西裡烏斯插手選出一個羅馬主教，以限制教士讓渡土地所有權，最終目標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權益。他們基於信仰的虔誠，將會拿出大量錢財來修復損毀的教堂。
[242]



意大利受到征服者的武力保護，邊界獲得高盧和日耳曼蠻族的尊重，不像過去在軟弱的狄奧多西家族統治下，長期受到騷擾。奧多亞克渡過亞得裡亞海去懲處刺殺尼波斯皇帝的兇手，並索要回了達爾馬提亞此一濱海行省。他越過阿爾卑斯山，從居住在多瑙河彼岸的魯吉安人國王法瓦或稱菲勒特烏斯手中，奪回剩餘的諾裡庫姆地方。他在戰場上擊敗並虜獲了國王，大量俘虜和臣民又回歸意大利的懷抱。羅馬遭受長期的戰敗和羞辱，現在在蠻族主子的統治下終於可以揚眉吐氣。
[243]



儘管奧多亞克行事謹慎又獲得軍事上的成功，但他的王國卻呈現出悲慘和荒涼的淒苦景象。從提比略時代起，在意大利便能感受到農業的衰敗，當時的人難免要就此發出抱怨，說羅馬人的生存完全靠風向和海浪的幫助。在帝國分裂和衰亡的過程中，埃及和阿非利加停運每年進貢的穀物，居民人數隨著生活必需品的減少而下降。整個國家因戰爭、饑饉
[244]

 和瘟疫遭受無法挽回的損失，已是民窮財盡。聖安布羅斯看到昔日人口稠密、繁榮興旺的城市，像博洛尼亞、摩德納、雷吉烏姆和普拉森提亞，現已殘破不堪，心中難免感慨。教皇格拉西烏斯是奧多亞克的臣民，他用誇張的語氣宣稱，伊米裡亞、托斯卡納及鄰近的幾個行省，幾乎已是人煙絕滅。羅馬的平民靠主子餵養，等到過往的慷慨供應無法維持，就只有坐以待斃或流亡他鄉。藝術沒落使得原先勤奮的工匠變得整日游手好閒，生活沒有著落。元老院議員在國家受到摧殘時，原本還抱著極大耐心加以支持，後來都為喪失家產和奢華的生活而悲傷不已。意大利龐大的地產中有三分之一被征服者據為己有，而這些地產都因征服者的入侵而化為一片瓦礫。

直接施加的傷害因隨之帶來的羞辱而變得更加深重，實際感受到的痛苦因對大禍臨頭的擔心而變得更難忍受。看到土地被分給成群新來的蠻族，每個議員都憂慮萬分，生怕專橫的測量員來到他們喜愛的別墅，或是收穫豐盛的農莊。那些最不幸的人們無力反抗，只有保持沉默，為了生存，對饒過他們性命的暴君，還要懷有感激之情。既然他是羅馬人命運的最高主宰，對留給他們的一份財產，應該看成純粹出於善意所賜予的禮物。
[245]

 奧多亞克的審慎和仁慈緩和了意大利的苦難，原來他曾許諾，要將滿足任性而喧囂的群眾的需求，作為他擢升國君的代價。蠻族國王常受到當地臣民的反抗、推翻或謀殺，然而意大利有形形色色的傭兵隊伍，集結在一個他們選出的將領麾下，便能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和掠奪特權。一個王國若缺乏民族向心力和世襲繼承權，很快就會解體崩潰。奧多亞克在統治了意大利14年後便受到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的壓迫，狄奧多里克的才華比他更高。總之，奧多亞克無論是在作戰藝術還是政府管理上，都稱得上是一個英雄。他重建了一代人的和平與繁榮，名聲至今為後人稱頌。


 第三十七章 修院生活的起源、過程及其影響 蠻族信奉阿里烏斯教派皈依基督教 汪達爾人在阿非利加的宗教迫害 阿里烏斯教派在蠻族中遭到禁絕(305—712 A.D.)

我深深瞭解到政府和教會事務的關係密切，已到了無法分離的狀態，這促使我先行說明基督教的發展、迫害、建立、分裂、獲得成功以及逐漸腐化的過程。我有意延後兩個重大宗教問題的研討，它們不僅有助於人性的研究，而且對理解羅馬帝國的衰亡也至關緊要，那就是：修院生活的創立，
[246]

 以及北方蠻族的皈依。


 一、修院生活的起源以及安東尼的事跡(305A.D.)

繁榮與和平的生活將基督徒分為兩類，即世俗基督徒和苦修基督徒。行事鬆散且不完美的宗教活動可以滿足一般民眾的需要。而君主或官吏、軍人或商賈，則要求熾熱的情緒和絕對的信仰，能與自己從事的職業、追求的利益和放縱的心意相互調和一致。但是那些服從甚至濫用福音書嚴格教條的苦修者，為野蠻的信仰狂熱所鼓舞，把人類看成罪犯而將上帝尊為暴君。他們在所處的時代，用嚴正的態度拋棄世俗的事務和人間的歡樂，完全戒除飲酒、吃肉和婚姻，懲罰自己的肉體、抑制自己的慾念，要用悲慘的痛苦生活換取永恆的幸福。在君士坦丁統治時期，苦修者逃離瀆神而墮落的人世，進入與外界隔絕之地或宗教團體中，就像耶路撒冷最早的基督徒一樣，
[247]

 拋棄塵世的財產不再使用。他們把相同性別和意念的人員聚集在一起，組成群體的社區，自稱為隱士、僧侶或苦行僧，表明他們要獨自退入天然或人為的荒漠之中。他們很快受到所鄙視的塵世給予的尊敬，這種行為無須借助理性和科學就能超越希臘學派，依靠艱苦努力獲得成就的神性哲學獲得了普遍的讚譽。這些僧侶在藐視財富、痛苦和死亡方面可與斯多噶學派一較高下，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沉默和順從在他們充滿奴性的紀律中復活，同時，他們也和犬儒學派一樣堅定不移地厭惡文明社會的一切形式和禮儀。但是這些信仰神聖哲學的門徒渴望建立更純潔、更完美的模式，他們踏著先知的足跡一直退隱到沙漠，
[248]

 恢復虔誠奉獻和沉默靜觀的生活方式，這種模式是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艾賽尼教派創立的。普林尼用哲學的眼光帶著詫異的神色觀察一個生活在死海附近、棕櫚樹叢中的孤獨民族，他們的生活沒有物質慾念，不靠女性繁殖後代，懷著對人類的厭惡和悔恨，可以不斷獲得自願前來參加的同道。

埃及是眾多迷信的發源地，為僧侶的修院生活提供了第一個範例。安東尼是生活在下蒂巴伊斯地區一個不識字的青年。
[249]

 他散盡家產
[250]

 ，拋棄自己的家庭和鄉土，運用前所未有而且一無所懼的宗教狂熱，開始過起苦修的悔罪生活(305 A.D.)。他在一處墓地和一座破敗的塔樓上，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痛苦見習期後，大膽越過尼羅河，向東在沙漠裡跋涉了三天，終於發現了一個僻靜的地點，可以為他提供樹陰和水源，最後才定居在這個靠近紅海的科爾茲姆山的地方。在那裡有座古老的修道院，仍舊保留著這位聖徒的姓名和對他的懷念。
[251]

 基督徒與眾不同的虔誠信念，使他急切地進入沙漠深處。當他不得不在亞歷山大裡亞現身時，面對人群他能謹慎而莊嚴地維護自己的名聲。阿塔納修斯贊同他的教義，雙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這個埃及農民曾婉拒君士坦丁皇帝對他很客氣的邀請。德高望重的教長(安東尼高齡達105歲)親眼看到自己的示範和教導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利比亞的沙漠、蒂貝伊斯的山巖和尼羅河的城市，眾多的僧侶居住地迅速發展開來。

亞歷山大裡亞南邊的山區和附近的尼特裡亞沙漠，居住著5000名苦行僧。今天的旅客仍然可以看到安東尼的門徒建立在這塊不毛之地上的50個修道院所留下的遺址。上蒂巴伊斯地區空曠的塔本島
[252]

 ，居住著帕科末烏斯和他的1400位同教兄弟。這位神聖的修道院院長前後共建立9個男修道院和1個女修道院，在復活節的慶典中，可以同時集結5萬名教友，他們全部奉行聖潔的紀律。建築宏偉和人口眾多的大城奧克林庫斯是正統基督教會的中樞，當地人把很多的廟宇、公共建築物，甚至連城市的壁堡，全都奉獻出來作為禮拜和慈善之用。這位主教可以在12個教堂講道，管理著1萬名女修道士和2萬名男修道士。
[253]

 對這奇異的變革感到無比光榮的埃及人，竟然大多希望並相信僧侶的數目已與其餘的人民相等。過去曾有人用下面這句話來形容這個國家的神聖之物何其多：在埃及找神比找人更要容易。後人也可以用它來形容僧侶的數目之多。


 二、修院生活的推廣和迅速發展的原因(328—370A.D.)

阿塔納修斯向羅馬引進了關於僧侶生活的知識和具體做法(341 A.D.)，而陪伴著他進入神聖梵蒂岡的安東尼門徒則為這一神聖的哲學開闢了道路。外貌陌生而野蠻的埃及人起初會引起人們的畏懼和厭惡，最後卻成為大家頌揚和效仿的對象。元老院的議員以及有錢的貴夫人，全都把自己的府第和莊園改建成宗教場所，古代廟宇的廢墟和羅馬廣場的中心現在全都是修道院，
[254]

 使得規模狹小的6位處女灶神祭司制度不禁相形失色。一個名叫希拉里昂的敘利亞青年
[255]

 ，拿安東尼作榜樣，在離加沙約7英里的處於大海和沼澤之間的荒涼海灘上安下了家(328 A.D.)。他堅持了48年的悔罪苦修，並且把信仰的熱情傳播開來，每當他起身前往拜訪巴勒斯坦眾多修道院時，總有兩三千名苦修僧追隨這位聖者。

巴西爾
[256]

 在東部的教會歷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聲。他知識淵博，曾經在雅典學習和研究；他野心勃勃，即使愷撒裡亞大主教的職位也難滿足。然而他卻退隱到本都一處蠻荒之地(360 A.D.)，打算盡快為黑海沿岸大量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友制定教規。

圖爾的馬丁
[257]

 在西部享有極大名聲(370 A.D.)。他是軍人、隱士、主教和聖徒，他一手建立了高盧的修道院，死時有2000名門徒送葬。為他作傳的歷史學家辯才無礙，對蒂巴伊斯隱居於沙漠的行為產生藐視之心，認為在氣候條件較佳的狀況下，無法磨煉出更優秀的教士。就僧侶發展的過程而論，不管是傳播的速度還是普及的範圍，較之基督教本身也都不遑多讓。帝國每一個行省以及後來的每一個城市，到處充滿愈來愈多的僧侶。從萊林斯到利帕裡所有的托斯卡納海上荒無人煙的孤島，全被苦行僧選作自願流放的地點。整個羅馬世界各行省之間有方便的海路和陸路相通，從希拉里昂的平生事跡來看，一個窮困的巴勒斯坦隱士很容易穿越埃及，乘船抵達西西里，然後在伊庇魯斯(Epirus)逃避塵世，最後到塞浦路斯島定居下來。
[258]

 拉丁區域的基督徒擁戴羅馬的宗教規章制度，到耶路撒冷朝聖的進香客，在氣候迥異於故鄉的遙遠國度，很熱衷於模仿此地的修院生活。安東尼的門徒穿越熱帶地區，遍佈埃塞俄比亞這個基督徒帝國。位於弗林特夏的班庫爾的修道院有同教弟兄兩千多人，他們在愛爾蘭的蠻族中間建立了很多傳教的居留地。愛奧納是赫布裡底斯群島中的一個島嶼，愛爾蘭的僧侶在那裡定居下來，使北國地區出現一絲文明和信仰的光芒。
[259]



這些不幸的放逐者為陰森而無可抗拒的迷信神靈所驅使，離開正常的社會生活。他們的決心受到數百萬人支持，這些人無分男女老幼和階級地位，全是虔誠的信徒；每一個進入修道院大門的改宗者都相信，只有踏上一條艱辛的道路才能走向永恆的幸福。
[260]

 像這種宗教動機所產生的後果，常常由每個人的性格和境遇所決定。理性可降低宗教動機的影響，感情也會發生同樣作用，但對於兒童和女性不夠堅定的心志，這些動機會產生更強烈的吸引力。個人暗藏心中的悔恨及偶爾遭遇的災難，使得宗教的說服力加強，這些動機從塵世的虛榮和利益的考量中獲得更大的幫助。有人認為，這些虔誠而謙卑的僧侶為獲得救贖，不惜放棄塵世生活，最夠資格擔任基督教的屬靈管理工作。於是，有些隱士抱著勉強的態度被人從窯洞裡拉出來，在民眾的歡呼聲中，被推上大主教寶座。埃及、高盧及東部的修道院接連出現不少聖徒和主教。懷有野心的人士立即發現了這一條終南捷徑，用它來獲得財富和榮譽。
[261]



那些由於本派取得較大成功而隨之享有盛名的僧侶，都竭盡全力增加追隨者的數量。他們用曲意逢迎的方式進入高貴和富有的家庭，以各種阿諛和誘導的手法，拉攏有可能為修院增加財富和地位的入教者。憤怒的父親為失去唯一的兒子而悲傷不已，無知的少女為出世的虛榮所惑，不惜違反追求愛情的天性，還有一些貴夫人放棄家庭生活的懿德，妄圖追求虛幻不實的無上完美。
[262]

 保拉聽從傑羅姆舌燦蓮花的說詞
[263]

 ，傑羅姆用褻瀆神聖的「上帝的岳母大人」的稱號
[264]

 ，誘使這位名聲響亮的寡婦讓自己的女兒優斯托契烏姆奉獻守貞。保拉在精神導師的勸說和陪同下，捨棄羅馬和年幼的兒子，退隱到伯利恆神聖的村莊，在那裡建立了一所醫院和四間修道院。她的施捨和悔罪在正統基督教會中獲得顯赫高位。這樣一個極其稀有且著名的悔罪者，被當成那個時代的光榮和範例，受到人們頌揚。但每個修道院中都擠滿了出身卑下的平民，他們從教會所得遠超過他們在塵世所做的犧牲。農民、奴隸和工匠可以憑借這一光榮而安全的聖職，逃脫貧窮和卑賤的處境。而且僧侶表面看來生活清苦，但習俗的影響、公眾的讚揚和暗中違反教規，使得難以忍受的環境能夠得到緩和。
[265]

 羅馬的臣民無論是本人還是財產，都要負擔不公平而且過度的稅賦，只有通過成為僧侶的方式來逃脫帝國政府的壓迫。那些怯懦的青年寧願到修院去苦修，也不肯過危險的軍旅生活。有如驚弓之鳥的各階層省民，在逃脫蠻族的傷害後，可在那裡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足夠編組成很多軍團的人力都躲藏在宗教的聖所裡，也就是這些可以紓解個人困苦的因素，在減弱帝國的力量和強度。
[266]




 三、基督教修道院的各種規章制度和生活方式

古代的僧侶職業是一種自願為神獻身的活動，有些宗教狂熱分子的信仰並不堅定，擔心受到被拋棄的上帝永恆的報復。但是修道院的大門始終為悔罪的人敞開，有些僧人通過理性或感情已使自己的信仰堅定專一，可以過著與常人和公民一樣的生活，甚至就是基督的精神配偶也可以合法擁有塵世的情人。
[267]

 各種醜聞的案例和迷信的發展表明，勢必要對修道院中的僧侶進行有力的限制。在經過適當的審查以後，新入教者的忠貞在隆重和永恆的誓言裡獲得保證，無可反悔的誓約得到教會法規和國家法律的批准，犯罪的逃亡者會被追趕、逮捕、重新關到永恆的監牢中。政府官員的干預有時可以壓制修道院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緩和修院戒律的奴役作風。僧侶的行動、言語甚至思想都受刻板的規則
[268]

 或嚴苛的尊長所律定，極其微小的過失也會立即受到糾正，運用的方式是譴責禁閉，或是額外禁食及血腥鞭笞。抗拒命令、口出怨言或拖延誤事都被看成最嚴重的罪行。
[269]

 僧侶被要求盲目地聽從修道院長的指示，無論是多荒唐無稽甚或違紀犯法都不得抗拒，這是埃及僧侶管理準則和首要品德。甚至他們的耐性也受到異常的考驗，他們常被指派去移動一塊極大岩石；認真為插在地上的一根枯乾的手杖澆水，一直澆到第三年讓它像一棵樹那樣發芽開花；走過一個燃燒的火爐；或把他們的嬰兒丟進深池。有一些聖徒，或者說是瘋子，能夠通過毫不在意且一無所懼的服從，在教會的歷史中成為不朽人物。
[270]

 自由的思想，可產生寬闊的心胸和理性的情緒，但全被盲從和習慣摧毀殆盡。那些形同奴隸的僧侶，虔誠追隨著教會暴君的信仰和情緒，東部教會的平靜受到一群狂熱信徒的侵犯，他們膽大包天毫無理性，行事殘酷令人髮指。皇家軍隊奉命鎮壓時竟然毫不羞愧地承認，這些人實在是可怕，他們寧願去面對最凶狠的蠻族。
[271]



僧侶極為怪誕的服裝是由他們的迷信形成和決定的。
[272]

 但是他們外表上的獨特之處，在於一成不變追隨簡單的原始式樣，經過時代的變遷以後，在一般人眼裡看來就感到十分可笑。本篤會的教長公開反對對服裝進行挑選或考慮其優劣，他認真規勸所有門徒盡量穿國內通用的服裝，只要質地粗糙和易於獲得就好。古代僧侶的穿著隨氣候條件和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無論是埃及農民的羊皮大襖還是希臘哲學家的斗篷披風都毫不在意。他們在埃及穿著那裡便宜的亞麻布，但是等到他們回到了西部卻拒絕這種奢侈的外國貨。僧侶從來不剪髮也不刮鬍鬚，用布巾包著頭以免為邪惡陰靈所見，除了極為寒冷的冬天外，其他時候都光著腿和腳部，用一根長手杖支撐著他們那緩慢而吃力的腳步。一個真正的苦行僧外表既可怕又可厭，他們認為凡人類所嫌惡的感覺必為上帝所接受。塔本的神聖戒律譴責用水洗身和塗油的衛生習慣。苦修的僧人在地面、硬板或粗糙的毛毯上睡覺，一扎棕櫚葉片在白天當坐墊，夜晚就是枕頭。他們的住處原來都用輕便材料搭成狹小低矮的茅篷，通過劃分出一些必要的街道，形成一個巨大而且人口眾多的村莊。在四面的圍牆之內有一間教堂和一所醫院，也許還會有一間圖書室、幾間必要的辦公室、一個花園，以及供應用水的一處流泉或一口水井。30到40名兄弟組成教規和飲食各異的家庭，埃及一般較大的修道院包含30到40個家庭。

在僧侶的字典裡，把歡樂和罪惡視為同義詞。他們通過經驗知道嚴格的齋戒和節制的飲食，才是防止產生肉慾之念的有效之道。他們奉行或被迫執行的節食規定並非永久不變，愉悅的五旬節慶典可用來調劑大齋節特別嚴格的齋戒禁食，也使新成立的修道院過分的宗教狂熱得以慢慢緩和下來。高盧人有強烈的食慾，不可能傚法埃及人堅忍而溫和的德行。
[273]

 安東尼和帕科末烏斯的門徒能滿足於
[274]

 每天12英兩定量的麵包或餅乾
[275]

 ，他們把它分為份量少得可憐的兩餐，中午和夜間各吃一次。拒用修院食堂提供的煮過的蔬菜，這被視為美德受到尊敬，也被認為是應盡之責。但院長有時會格外開恩讓大家飽食一頓奶酪、水果、色拉和尼羅河的小魚乾。等到後來食物的範圍慢慢加大，海魚和河魚都獲得允許出現於菜單之上，實際也有人食用，但肉類在很長時間內還只限於病人和旅客。等到肉類逐漸在歐洲一些戒律不嚴的修院廣為採用後，立即產生一些奇異的區分，譬如鳥類不論是野生或家養，都被認為比田野中體型較大的動物更為潔淨。清水是早期僧侶最純正的飲料，本篤會創辦人在縱酒無度的社會風氣的影響下，同意每人每天可飲用半品脫的葡萄酒，不久就感到後悔不已。意大利的葡萄園很容易供應這點需要，他那些獲勝的門徒在越過阿爾卑斯山、萊茵河和波羅的海時，要求喝到同等份量的烈酒或蘋果酒。

想成為僧侶的候選人渴望達到福音書所要求的貧窮美德，在第一次進入共同生活的教會中時，必須放棄獨佔任何私產的念頭，甚至連名義上都不允許。
[276]

 同教兄弟一起勞動，這種責任被當成悔罪和鍛煉的方式加以讚揚，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他們每日賴以餬口的活動。
[277]

 勤勞的僧侶會在森林和沼澤邊開墾出一個菜園或一片田地，靠著他們的雙手耕種，極有成效。他們樂意服行奴隸和雇工的勞役，還有幾種用來滿足服裝、器具和住屋需要的行業，一個大修道院都能自行辦理。修院的學習絕大部分是為了加深迷信的程度，而不是驅散迷信的濃霧。然而，有些學識淵博的個人出於求知的慾望或宗教的熱誠，會深入研究神學甚至是瀆神的科學。後代懷著感激之心承認他們的善舉，筆耕不輟保存希臘和羅馬不朽的文獻，並且將這些名著廣泛流傳到世界各地。
[278]

 但是那些出身卑微的僧侶，特別是在埃及，他們勤勞的工作是製造各種木屐，或者用棕櫚葉片編成草墊和籮筐。要是內部人員過多而無法全部安排工作，就會派出去做生意來維持僧侶社區的需要。塔本和蒂巴伊斯的修道院都有船隻，沿著尼羅河順流而下，可以抵達亞歷山大裡亞。在基督徒的市場上，像這類身份神聖的工人，更增加了他們勞動的價值。

但體力勞動的需要逐漸被另一種情況取代了，新加入的僧侶期望將財富托付給聖徒，決心要與聖徒終身為伴。而在極為有害的法律縱容之下，他們獲准在未來接受捐贈和遺產，而且可以自行使用。
[279]

 墨拉尼阿捐獻了300磅重的銀盤，保拉為贊助心儀的僧侶所欠下的龐大債務。這僧侶把禱告和悔罪的功德，全歸之於一個富有而又樂善好施的罪人。
[280]

 知名的修道院不停擴大到鄰近的鄉村和城市後，擁有的地產與日俱增，就是偶發的意外事件也不會使財富減少。在制度建立後頭一個世紀，不信上帝的佐西穆斯帶著惡意表示，基督教僧侶為照顧窮人利益，使得社會大多數人都淪為乞丐。只要他們還保持原有的熱忱，就會不負所托親任慈善事業忠誠的管事，但經手太多的金錢會敗壞他們的紀律，逐漸擺出富豪的高傲姿態，最後縱情於奢侈花費。他們公開的靡費可以用宗教儀式的排場作為借口，還有更正當的理由，那就是要為不朽的修院興建經久耐用的住所。但每個時代的教會都會對不守清規的僧侶提出指控，他們不再記得戒律的要求，全心全意追逐塵世的虛榮和情慾的樂趣，這些都是他們誓言棄絕的身外之物。
[281]

 而且他們很可恥地揮霍教會的財富，這些是創始者和後人經過歷代的辛苦累積而得的。
[282]

 這種自然的墮落過程，從痛苦危險的善舉淪入人類普遍存在的惡行，這狀況在一個哲學家看來，是必然的結果，因而無法激起他的悲傷和憤怒。

早期僧侶的生活要在悔罪和孤獨中度過，在不受干擾的狀況下所有的時間都被排滿各種工作，積極行使合理的社會職能。不論什麼時候獲准踏出修道院的範圍以外，都會有兩個帶著猜忌之心的隨伴陪同，相互監視並伺察彼此的行為，回來以後要立即忘掉在塵世的所見所聞，更不許向他人提起。信奉正統教義的外來客人，在隔離的房舍接受親切的款待，但是與客人之間危險的交談只限於經過挑選的年長僧人，他們的言行謹慎而且信仰堅定。除非有僧人在場，否則身為修院的奴隸不能接受朋友和親戚的來訪。要是有人拒絕與親人見面或交談，使年幼的姐妹和老邁的雙親痛苦萬分，就會被視為無上美德而受到眾人的推崇。
[283]

 僧侶在一生中沒有知心之交，所處的群體完全是在偶然狀況下形成，就像出於外力和偏見被囚禁在同一個監獄裡。遁世的狂熱信徒很少有思想和情感可以與人溝通，須由院長特許，決定他們相互訪問的次數和時間。他們在寂靜之中用餐，全部都包著頭巾，彼此不能親近交談，甚至到了視而不見的程度。
[284]

 學習可以解決孤獨的痛苦，但是修院的社會充滿農民和工人，過去並未受過教育，無法進行任何啟發思想的學習。他們可以努力工作，但是追求精神完美的虛榮使他們輕視靠體力的勞動。要是引不起個人的興趣，勤奮就會變質成為怠惰無力。

白天他們在個人的私室裡按照每個人的信仰狂熱程度不同，來決定是用高聲禱告還是默禱來度過。他們在傍晚集會，夜間被叫起來參加修道院的公開禮拜儀式。埃及晴朗的天空很少被烏雲掩蓋，準確的時間完全由星辰的位置來決定。每天兩次響起粗獷的號角或喇叭聲，作為敬神禮拜的信號，打破沙漠地帶無邊的寂靜。
[285]

 睡眠是不幸的人們最後的庇護所，甚至連這個也受到嚴格的限制。僧侶的空閒時間非常沉悶，沒有任何要處理的事務，更沒有消遣作樂的閒情。就在每天結束之前，總要抱怨太陽的移動何其緩慢。
[286]

 在這種了無生趣的情況下，迷信還要追逐和折磨極為可憐的信徒。
[287]

 他們在修院中所能得到的那一點休息時間，還要被延時的懺悔、瀆神的疑慮和犯罪的慾念所干擾。他們把一切自然的衝動都視為無可赦免的原罪，只能在永遠冒著烈焰的無底深淵邊緣顫抖不已。這些可憐的犧牲品長期在疾病和絕望的痛苦中掙扎，只有瘋狂或死亡才能使他們獲得解脫。

耶路撒冷到6世紀才建立一所醫院，收容一小部分自我要求極為嚴苛的悔罪者，這些人已陷入神志不清的地步。
[288]

 他們的幻覺在到達狂亂的程度之前，可以提供大量與迷信有關的史料。他們已經走火入魔，相信在呼吸的空氣中充滿看不見的敵人，還有無數的魔鬼在尋找機會，變化成各種不同的形象來敗壞他們未能刻意防備的德行，有時還使用脅迫的手段。無論是想像還是感覺，都為失去節制的幻影所欺騙。有些隱士在極度睏倦的狀況下作午夜祈禱，很容易把恐怖或歡樂的幻象與時而沉睡時而清醒的夢境混雜在一起。
[289]




 四、僧侶的分類和苦行僧的行為模式

僧侶分兩大類：一種是遵守紀律、過正常生活的團體派；還有就是逃避社會、離群索居的苦修派，這類靈修弟兄中最虔誠而且意志最堅定者，不僅棄絕人世也同樣摒除修道院。在埃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最受歡迎的修道院，四周被勞拉
[290]

 所圍繞，這是一圈相距甚遠的地下囚室。在大眾的喝彩和傚法之下，這些隱士的奇特悔罪行為在當時非常盛行。
[291]

 他們在十字架和鎖鏈的重壓下痛苦地過活，精瘦的肢體上套滿生鐵鑄造的沉重頸圈、臂鐲、手銬和腳鐐，所有多餘的衣物被當成可厭的累贅遭到拋棄。這些不分男女過著未開化生活的聖徒，赤裸的身體全靠自己的長髮形成自然的遮掩，因而格外受到人們的讚譽。他們渴望回歸到野蠻人與一般動物那種粗陋而悲苦的狀態中。

許多苦行僧派別的名字是根據他們像牛羊一樣在美索不達米亞草原上吃草的習慣而獲得。
[292]

 有些野獸成為他們模仿的對象，他們就經常佔用這些野獸的巢穴作為住室，或者把自己埋藏在人工挖成或自然形成的巖洞中。在蒂巴伊斯的大理石採石場，從刻在石頭上的痕跡可以找到他們悔罪的紀念物。
[293]

 最有成就的隱士被認為可以很多天不進食，很多夜不入睡，很多年不說話。要是有人設計出一個非常特殊的囚室或坐處，讓使用者擺出最不舒服的姿勢，暴露在最嚴酷的天候之下，那麼這個人(我不該用「人」這個字)將獲得最大的榮譽。


 五、柱頂修士西門的事跡和對後世的影響(395—415A.D.)

在過著僧侶生活的英雄人物當中，柱頂修士西門發明了一種空中悔罪法，不僅大名鼎鼎而且經久不衰。這位年輕的敘利亞人在13歲時，就放棄了牧羊人的行業，投身到管理嚴厲的修道院中，經過很長一段痛苦的見習期，曾多次在向神禱告時自殺，卻都獲救了。後來他在安條克東邊三四十英里的山嶺，安置好自己的住處，在一圈石柱圍成的空間之內，用鐵鏈將自己鎖住，先爬上9英尺高的石柱頂端，逐次上升到60英尺的高處。
[294]

 在最後這個頂點的位置上，敘利亞的苦行僧經歷了30個炎夏和寒冬。習慣和訓練使他身處危險的頂端而不會感到畏懼和眩暈，能用各種姿態向神祭拜，有時站直身體張開雙臂，擺出十字架的形狀高聲禱告。但他最常用的姿勢，是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把枯乾的身體向後反折過去，額頭擺在腳背上。有一個好奇的參觀者，連續數了1244次以後，因不知何時結束，才沒有再數下去。他的大腿上長了一個潰瘍
[295]

 ，這縮短了他過神聖生活的時間，但對他沒有造成妨害，這位毅力堅強的隱士至死沒有離開柱頂。一個帝王要是任性使用這種酷刑，就會被人稱為暴君。但一個暴君絕無此種能力，讓忍受殘酷暴虐的受害者，可以度過如此漫長的痛苦生活。這種自動的殉道活動必然逐漸摧毀心靈和肉體的感受能力，也很難想像這些嚴酷折磨自己的宗教狂熱分子，會對其他人類抱有任何深厚的情感。每個時代的僧侶，無論在哪個地區，都同樣以殘酷無情見稱於世，很少會因個人的友誼改變嚴峻的冷漠態度。這一切完全由宗教的仇恨所煽起，就是這種絕不憐憫的狂熱心態，才賦予了宗教裁判法庭令人髮指的神聖職責。

這樣一個身為僧侶的聖徒，只會引起哲學家的藐視和憐憫，卻受到帝王和人民的尊敬和崇拜。高盧和印度不斷前來朝聖的人群，都向著西門的神聖石柱頂禮膜拜；薩拉森人各部族用武力爭奪他的祝福儀式；阿拉伯和波斯的皇后都懷著感激之心，承認他具有超自然的德業；狄奧多西二世在教會和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時，也會向這位天神般的隱士請教。他的遺體從特倫尼薩山啟靈時，竟有一支莊嚴浩大的護靈隊伍，由教長、東部的軍隊主將、6位主教、21個伯爵和護民官及6000名士兵組成。安條克把他的遺骨看成該市榮譽的象徵和金湯永固的保護神。新近崛起而眾所周知的苦行僧，令使徒和殉教者的名聲都為之失色。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拜倒在他們的神龕之下，他們的遺骨和遺物所產生的奇跡，在數量和時效方面，遠超過他們生前的神威。他們一生光彩奪目的傳說
[296]

 ，也由那些與之利害相關的同教弟兄假裝相信並加以美化。

在一個信仰的時代很容易說服別人，哪怕是埃及或敘利亞僧人的一個偶然念頭，也可以改變宇宙的永恆法則。受到上天寵愛的信徒只要撫摸一下、說一句話，甚至從遙遠的地方傳送一個信息，便可以立即治癒纏綿床榻的痼疾，把盤踞在他們靈魂和肉體裡最兇惡的魔鬼驅走。他們經常與沙漠的獅子和毒蛇交談，操控它們的行動，也能讓枯乾的樹枝發出新芽，沉重的鐵塊浮於水面之上，坐在鱷魚背上渡過尼羅河，投身高熱的熔爐就能使青春重返。這些難以置信的故事像作詩一樣被任意杜撰，但無法具備詩的才華與風格，嚴重影響到基督徒的理性、信仰和德操。他們的無知和輕信的態度貶低和破壞了心靈的功能，他們破壞了歷史的明證。迷信逐漸讓哲學和科學的敵對之光趨於熄滅，每一種聖徒運用的宗教禮拜形式，以及每一種他們相信的神秘教義，都有神的啟示作為堅強後盾。在僧侶的奴役和怯懦的統治下，人類的一切美德都受到壓制。我們要是對西塞羅的哲學著作與狄奧多里克的神聖傳說加以衡量，把加圖與西門的為人處世和行事風格做一比較，就能知道其間存在何種天淵之別的差距，我們就會對那場難忘的變革激賞不已，它經歷500年之久，終於在羅馬帝國完成。


 六、蠻族皈依基督教和烏爾菲拉斯發揮的作用(360—400A.D.)

基督教的發展以兩次決定性的光榮的勝利為其標誌：首先是運用宗教的力量控制羅馬帝國的公民，他們不僅見多識廣，而且過著奢華的生活；接著降服黷武好戰的西徐亞和日耳曼蠻族，他們覆滅了羅馬帝國但卻信奉羅馬人的宗教。在這些未開化的新入教者當中，哥特人走在最前面，整個民族受到同胞改信基督教的恩惠，至少有一個臣民可以置身有用技藝的發明者之列，受到後人的懷念和感激。伽利埃努斯在位期間，哥特人的武裝隊伍蹂躪亞細亞地區，擄走大量羅馬省民作為俘虜，其中有很多基督徒，有些還是教士。這些身不由己的傳教士被當成奴隸，分散在達契亞的村莊，不停努力工作，為的是要拯救他們的主子。他們散佈福音教義的種子，爾後逐漸傳播開來，不到一個世紀，這件虔誠的工作終於在勤勞的烏爾菲拉斯手裡完成(360 A.D.)。他的祖先來自卡帕多細亞的一個小鎮，被俘以後被當作奴隸運過多瑙河。

哥特人的主教和聖徒烏爾菲拉斯，靠著純潔的生活和信仰的熱誠獲得國人的愛戴和尊敬。他宣示真理和美德的教義，並且自己能夠身體力行，哥特人不僅接受而且深信不疑。他完成了把《聖經》譯成當地語言的艱辛任務，那是一種日耳曼人或條頓族的方言，但他非常謹慎地有意略去四卷《列王紀》(《列王紀》有上下兩卷，要說四卷應該還包括《歷代志》上下兩卷)，唯恐敘述的內容激起蠻族凶狠殘殺的精神。士兵和牧人使用粗俗的語言，缺乏足夠的字彙，難以表達《聖經》中崇高的宗教信念，但被他用過人的天賦才華，將之修改趨於完善。烏爾菲拉斯在著手譯經之前，不得不先編出新的字母表，裡面包含24個字母，其中有四個是他發明，用來表達希臘語和拉丁語所沒有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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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哥特教會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戰爭和傾軋所摧毀，各部族的酋長因宗教派別和利害關係產生分裂。羅馬人的盟友弗裡提根成為烏爾菲拉斯的信徒，生性傲慢的阿薩納裡克不願接受羅馬帝國和福音教義的制約。在他的迫害下，新加入基督教的改信者的信仰受到考驗。一輛大車上面高高供著托爾或沃登那形象並不清楚的畫像，由一支莊嚴的隊伍護送，在營地的街道上走過，那些拒不向祖先信奉的神祇頂禮膜拜的叛徒，會立即和他的家人在帳篷裡被火燒死。烏爾菲拉斯的為人行事受到東部宮廷的尊敬，他曾兩次擔任議和使臣前往訪問，為哥特人的悲慘處境發出呼籲，請求瓦倫斯給予保護。有人稱這位精神領導人為「摩西」，因他帶領改信的人民通過多瑙河的激流，前往「應許之地」。
[298]

 那些牧人追隨他的腳步也聽從他的命令，同意在梅西亞山區的山麓上、一片草木叢生的原野處定居，有肥沃的草原為他們的牲口提供秣料，糧食和酒類也能在富饒的行省買到。這些與人無害的蠻族享受平靜的生活，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日益繁榮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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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更為兇惡的同宗弟兄，所向無敵的西哥特人，則普遍接受了羅馬人的宗教。他們與羅馬人之間始終維持著戰爭、友好和征服的關係。他們從多瑙河到大西洋漫長的勝利進軍中，讓所有的盟友都改信他們的宗教，也教育了新生的世代。虔誠的信仰統治著阿拉裡克的營地或圖盧茲的宮廷，不僅可以啟迪也在羞辱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宮。就在這一期間(400 A.D.)，所有的蠻族都信奉基督教，並且把他們的王國建立在西部帝國的廢墟上，像高盧的勃艮第人、西班牙的蘇維匯人、阿非利加的汪達爾人、潘諾尼亞的東哥特人，以及把奧多亞克推上意大利寶座的各族傭兵隊伍。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仍舊犯有信奉異教的錯誤，但是法蘭克人拿克洛維作模範獲得高盧的王國，征服不列顛的撒克遜人接受羅馬傳教士的感召，摒棄野蠻的迷信，這些新入教者在傳播信仰方面，表現出極有成效的宗教熱誠。墨洛溫王朝的國王和後來的繼承者查理曼大帝和奧托帝系，靠著法律和勝利擴大十字架的領域。英格蘭產生了日耳曼人的聖徒，他們把福音之光逐漸從萊茵河一帶，傳播到位於易北河、維斯圖拉河和波羅的海的民族那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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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不同的動機影響到蠻族改信者的理性和感情，很難用幾句話表達清楚。蠻族的心性善變而且出人意料，無論是夢境、徵兆、傳聞的奇跡、教士或英雄的行徑、信教妻子的魅力，特別是在危險時刻，他們對基督教的上帝所做的祈禱或誓言得以靈驗，全都可以左右他們的思想。
[301]

 早期對教育的種種成見逐漸消失在交往密切的社會習慣之中，福音書的道德觀念因僧侶過分誇張的德行而獲得保護，聖者遺骸的神奇力量和宗教儀式的豪華排場有力支持著形而上的神學理論。但是一個撒克遜主教
[302]

 向受人愛戴的聖徒提出建議，要他採用合理而有效的說服方式，傳教士有時會拿這種方式來努力勸導不信教的人。這位極為明智的辯論家說道：

有關傳說中男神和女神從肉身誕生的方式，以及以後相互之間的繁衍綿延，不管他們怎麼說，我們全都相信。只要從這個論點出發，就可以推斷他們具有不完美的天性和人類的弱點，有出生就必然有死亡。那些最古老的男神或女神是在什麼時候、運用何種方式、出於哪類原因誕生出來的呢？他們是還在繼續繁殖，還是停止生育呢？如已經停止，那麼請把反對派的人召來，讓他們說明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怪的變化。要是還在繼續生育，神的數量多得已經數都數不清，要是我們不夠謹慎崇拜了一個無能的神祇，豈不是要冒著得罪權威更高的神明，產生忌恨和憤怒的危險？可見的天空和大地，以及整個宇宙體系，就人類心靈的理解而言，究竟是被創造出來的，還是永恆存在的？如果是被創造出來的，那麼在創造之前，那些神又如何能夠存在，或是存在於何處？若是永恆存在，神們如何佔有一個獨立自主、先於世界而存在的帝國？提出這些問題要用自製而溫和的態度，同時要在適當的時機很含蓄地表達。基督的啟示就是真理和美德，力求讓那些不信的人感到羞愧而不是憤怒。

這種形而上的理論對日耳曼的蠻族來說也許過於玄妙，卻因更為粗俗的權威力量給予支持，而得到普遍的贊同。塵世繁榮帶來的好處使這些理論拋棄異教，轉而為基督教服務。羅馬人是世界上最強大和進步的民族，也都摒除了祖先的迷信。要是將帝國成為廢墟怪罪於新興宗教的無能，那麼這種恥辱在勝利的哥特人皈依以後也完全洗刷乾淨。英勇和幸運的蠻族征服西部的行省，不斷接受基督教的同時也做出帶有啟示性的榜樣。在查理曼大帝以前的時代，歐洲的基督教民族難免要沾沾自喜，他們佔有溫帶的地區和肥沃的土地，可以生產穀物、酒類和食用油，反觀野蠻的偶像崇拜者和他們無能為力的偶像，只能屈居地球的一角，限制在北部黑暗而寒冷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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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汪達爾人對阿里烏斯異端的支持和運用(429—530A.D.)

基督教為蠻族打開天堂之門，使他們的道德和政治情勢產生重大的變化，同時讓他們開始使用文字。對於把教義寫在聖書中的宗教來說，這點極為重要。就在著手研究神聖的真理時，由於眼界擴大到歷史、自然、藝術和社會等方面，他們的心靈也逐漸跟著充實。《聖經》的譯本使用民族語言，必然有助於他們改信基督教。當他們與教士在一起時也會激起求知的慾望，想要閱讀原文，瞭解教會的神聖禮拜儀式，從祖先的作品中研究與神學傳統的關係。這類精神食糧保存在希臘和拉丁的語文中，是隱藏古代知識無法估價的豐碑，身為基督徒的蠻族可以接觸到維吉爾、西塞羅和李維不朽的著作。從奧古斯都在位到克洛維和查理曼的時代，一直在進行心靈的溝通。

人類始終致力於達成更完美的狀態，爭強好勝之心因而受到鼓舞。科學的火焰一直在暗中維持生動的活力，使日趨成熟的西方世界獲得溫暖和光明。在基督教最腐敗的狀況下，蠻族仍然能從新舊約中學到公理正義，從福音中學到惻隱憐憫。要是他們對自身責任的瞭解不足以領導他們的行動，或是規範他們的熱情，他們就會受到良心的約束或悔恨的懲罰。但是宗教的直接權威不如神聖的聖餐儀式那樣有效，可以把基督徒的弟兄在精神的友誼中結合在一起。這種情緒的影響力有助於他們為羅馬人服務或建立同盟，保持他們忠貞不貳的態度，更可以減輕戰爭的恐怖，緩和征服的傲慢，即使帝國在衰亡時，他們對羅馬的名聲和制度依然保持尊敬。在異教盛行時代，高盧和日耳曼的祭司統治人民，控制官員、行使司法的權力。狂熱的新入教者轉而把更多的忠貞和服從，虔誠地奉獻給基督教的教皇。主教的神聖地位靠塵世的權勢來支持，在士兵和自由公民組成的議會中擁有光榮的席位，用和平的手段來安撫蠻族死不認輸的精神，這符合他們的利益，也是他們的職責。拉丁教士之間不斷的書信來往，羅馬和耶路撒冷絡繹不絕的朝聖香客，以及教皇日益增加的權威，都鞏固了基督徒共和國的團結，並逐漸產生出類似的風俗習慣和共同的法律體系，形成有別於其他人類的一些獨立甚或相互敵對的現代歐洲民族。

但是不幸的意外事件會使宗教大業的運作受到阻礙和延遲，等於把致命的毒藥注入救贖之杯。不論烏爾菲拉斯在早期抱著何種情懷，他把帝國和教會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狀況在阿里烏斯派當權的時代形成，卻是不爭的事實。哥特人的聖徒贊同裡米尼信條，保持開放的心靈和誠摯的信念，公開表示聖子並不等同於聖父，兩者絕非本體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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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將這種錯誤的認知在教士和人民之中散佈，整個蠻族世界受到感染成為異端邪說的巢穴。
[305]

 狄奧多西大帝已經在羅馬人中間，將這些異端教派壓迫清除殆盡。這些新入教者性格單純而且沒有知識，無法體認形而上的精微玄妙之處，但是他們能虔誠接受並能堅定謹守純正而真實的基督教教義。烏爾菲拉斯和他的繼承人都用條頓語來宣講和解釋宗教的經典，這能夠獲得莫大的方便，有助於傳播福音的工作。他們任命相當數量的合格的主教和執事人員，用來教導這些同宗的部族。東哥特人、勃艮第人、蘇維匯人和汪達爾人遷居在殘破的西部帝國，聽到拉丁教士滔滔不絕的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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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不如本國的導師給予他們的更容易領悟的教訓，於是這些黷武好戰的改信者把阿里烏斯教派當成本土的信仰。在宗教方面產生的無法調和的差異，永遠都是猜忌和仇恨的源頭。受到譴責的蠻族為異端這個可憎的稱呼所激怒，北方的英豪很勉強地相信，他們的祖先都下了地獄。
[307]

 但是等他們知道自己信教以後，也不過改變永恆罪孽所應得的懲罰方式，難免感到震驚以致憤慨不已。

身為基督徒的國王期望從皇室的高級教士那兒獲得積極的鼓勵，而不僅僅是安詳的嘉許。正統教派的主教和他們的教士，對於阿里烏斯教派的宮廷，永遠持反對的態度，稍有不慎就會使自己成為罪犯，帶來很大的危險。
[308]

 教堂的講壇是發佈煽動言論最神聖最安全的地點，迴響著法老王和霍羅孚尼斯的名字。
[309]

 獲得光榮拯救的希望和承諾，可點燃公眾的不滿。這些蠱惑人心的聖徒受到引誘，要盡快完成自己宣告的預言。儘管他們屢屢挑釁，但高盧、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正教教徒，在阿里烏斯教派的掌權下，仍能享有自由與和平。對這樣一個人數眾多的民族而言，傲慢的主子尊重他們那不惜犧牲性命也要保護他們聖壇的宗教熱忱。所有的蠻族都讚揚並傚法信仰虔誠、意志堅定的榜樣，不過，征服者把他們對宗教的寬容歸於理性和仁慈這兩種更高尚的動機，避免公開承認是感到畏懼，以免受到難堪的譴責。同時他們喜愛正統基督教所表達的感情，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博愛精神的教化。

教會的和平有時還是會受到擾亂和破壞。正教信徒的言行不夠謹慎，而蠻族無法克制急躁的脾氣，阿里烏斯的教士更是在一旁推波助瀾，實施種種嚴苛和不義的偏袒行為，這種狀況也被正教信仰的作者加以誇大和渲染。西哥特國王尤里克應該擔起宗教迫害的罪名，他使教會的功能停止運作，至少對主教的職權加以限制。他監禁了阿基坦深得民心的主教，後來更對其施以流放和籍沒的處罰。
[310]

 但只有汪達爾人把維護宗教信仰看成是重大的任務，要用殘酷而荒謬的手段壓制整個民族的心靈。根西裡克(429—477 A.D.)在年輕時就與正統教會斷絕關係，凡是背教變節者別想得到他的赦免和寬恕。他發現那些會在戰場上逃走的阿非利加人，竟敢在宗教會議和教會事務方面與他爭執，不禁勃然大怒，何況他那殘暴的思想中根本不會產生畏懼和同情的情緒。於是信奉正教的臣民在絕不寬容的法律和專橫武斷的懲罰下呻吟反側。根西裡克的語氣粗暴而可怕，而如果我們對他的意圖有所瞭解，那就可以對他的殘暴行為做出解釋了。皇宮和整個疆域都沾滿了經常執刑所流的鮮血，這筆賬都要算在阿里烏斯教派的頭上。不過，在海洋統治者的心中，只有武力和野心才是最重要的支配因素。但是他那不爭氣的兒子亨尼裡克，只遺傳到他的缺點和惡習，同樣用毫不通融的狂怒態度折磨正教信徒，對他的兄弟、侄兒、父親的友人和親信痛下毒手，奪去他們的性命。甚至對阿里烏斯教派的教長，他也採取令人髮指的殘酷手段，把他當眾活埋在迦太基。兩個教派的宗教戰爭表面上簽署了休戰協定，背地裡卻在緊鑼密鼓地在進行備戰。汪達爾的宮廷把宗教迫害當成最重要的工作全力推動，此時亨尼裡克得了惡疾很快逝世，雖然教會無法立即獲得解救，但總算報了血海深仇。

亨尼裡克有兩個侄兒，先後繼承阿非利加的寶座。甘達蒙德統治了12年，特拉斯蒙德在位長達27年。他們仍舊敵視和壓迫正統教派，甘達蒙德似乎想要與他的叔父比個高下，殘酷的行為更勝一籌。後來他態度軟化，但等他召回放逐的主教，恢復阿塔納修斯派的禮拜儀式後，卻英年早逝，使得受盡迫害的教派無法享受姍姍來遲的仁慈。他的弟弟特拉斯蒙德是最偉大和最有成就的汪達爾國王，無論是英俊的相貌、審慎的個性還是豪放的心胸，都顯得極為卓越。但他那偏執的宗教狂熱和虛偽的慈善行為，使得寬厚的天性蒙塵。他運用溫和而有效的引誘手段來取代威脅和強迫，財富、地位和皇家的恩賜是給予背教變節者慷慨的報酬。那些違反法律的正教信徒放棄他們的信仰，換取法外開恩的赦免。不論特拉斯蒙德在心中盤算要採取多嚴厲的措施，他都會耐心等待，對手一旦輕舉妄動，就可提供給他施以致命打擊的最好機會。他臨死時還懷著難以消除的偏見，堅持讓繼承人發出嚴正的誓言，對阿塔納修斯的信徒絕不寬恕。但繼位的赫德裡克個性溫和，很難相信暴虐的亨尼裡克竟有這樣的兒子。他雖然不得不立下有違天理的誓言，但還是要盡仁慈和公義的職責，他的登基以恢復和平與自由為光榮的標誌。推行仁政的統治者過於軟弱，他的寶座為堂兄弟傑利默所篡(530 A.D.)，他是狂熱的阿里烏斯派信徒。就在汪達爾國王能夠肆意運用權力時，整個國家為貝利薩留的武力所顛覆，正統教派開始報復他們忍受多年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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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汪達爾人在阿非利加的宗教迫害具體事例

正教信徒發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說，是他們受到宗教迫害的唯一見證，在其他方面不可能提供完整和確切的經過和案例，也不能很公平地看待所涉及的人物和見解，但有很多相關情節，值得重視和相信，特別列舉如下：

其一，在現存一件最原始的法律條文中
[312]

 ，亨尼裡克很明確地公開宣告，宣告的內容可能是正確的，是說他已把羅馬皇帝詔書裡有關的規定和懲罰條例，全部如實翻譯過來。這些詔書是為了對付異端教派的集會，以及那些對掌握既得利益教會持異議的教士和人民。只要真正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就知道正教信徒必須譴責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默認現在的受苦是罪有應得。但是他們卻一直堅持拒絕接受賜給他們的改信的恩典，而過去亨尼裡克也向別人提出過這樣的要求。而就當他們在宗教迫害的皮鞭下戰慄時，亨尼裡克燒死或驅逐了很多摩尼教徒，他們竟對亨尼裡克的這一嚴苛做法大聲喝彩。阿里烏斯的門徒和阿塔納修斯的門徒，無論是在羅馬人還是汪達爾人的境內，都應享受互惠同等的寬容，正教徒雖然害怕會受到迫害，但還是加以拒絕，認為這是可恥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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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統教派經常運用各種會議，來侮辱或懲處堅持異端信念的對手，現在就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亨尼裡克的命令之下，466位正統教派的主教在迦太基集會。但是當他們得到允許進入覲見時，他們帶著羞愧的神色，看見阿里烏斯教派的西里拉得意揚揚地高坐在教長的寶座上。在整個議事的過程中無論是吵鬧不休還是沉默不語，是要拖延時間還是立即表決，要動用軍隊鎮壓還是鼓動民眾喧囂，都激起雙方相互的指責。最後這些參加爭論的人全部被分隔開來，從正統教派的主教中間選出了一個殉教者和一個悔改者，28位主教怕事逃走，還有88位聽命服從。其餘人員之中有46位被發配到科西嘉，為皇家的海上部隊砍木頭造船。剩下302位主教全部被放逐到阿非利加各行省，讓他們接受敵人所施予的羞辱，刻意剝奪他們的一切權利，使他們無論在精神上和實質上，都不能過比較舒適的生活。經過10年艱辛的放逐，他們的人數一定會減少，要是他們順從特拉斯蒙德的法律規定，不再進行任何主教的任命，那麼阿非利加的正統教會即使保有現存的會眾，一樣會淪入滅亡的絕境。因此他們不遵守這些規定，違命的後果是220位主教遭到第二次流放的處分，在撒丁尼亞受了15年的折磨，直到仁慈的赫德裡克接位才告結束。
[314]

 阿里烏斯教派的暴君在經過深思熟慮以後，帶著惡意選擇這兩個島嶼為放逐地。塞涅卡依據個人的經驗，哀歎及誇大科西嘉的悲慘狀況。
[315]

 撒丁尼亞比較富裕，但是氣候對身體有害。

其三，根西裡克及其繼承人為使正教信徒改宗，盡心盡力護衛汪達爾人信仰的純潔。在所有的教堂關閉之前，穿著蠻族服裝參加禮拜就是犯罪的行為。誰要是敢不遵守最高當局的命令，就會被人粗魯地拽著頭髮在地上拖走。有一個內衛軍部隊的軍官拒絕信仰君主的宗教，在受到羞辱的情況下被剝奪階級和職位，放逐到撒丁尼亞或是西西里；也有人在定罪以後被送到尤蒂卡的農莊，像奴隸和農夫一樣辛苦幹活。特別是在劃分給汪達爾人的區域，嚴格禁止舉行正統教會的禮拜儀式，把傳教士和改信者都視為罪犯，要當眾施以嚴厲的懲罰。運用這些非常極端的手段，能夠保持蠻族虔誠的信仰，激起他們的宗教狂熱，依靠獻身神明的憤怒情緒，負起窺伺者、告發人和劊子手的職責。無論何時，他們的騎兵隊在趕赴戰場的行軍途中，最高興的娛樂就是褻瀆正統教會的教堂，侮辱對方教派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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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養尊處優的市民只要過去在羅馬行省接受過教育，就會遭到極為殘酷的待遇，被發配解送到摩爾人的沙漠地區。有一支由主教、長老和輔祭組成的高齡隊伍，連帶4096名信仰堅定的群眾，這些人身上找不到合適的罪名，只是在亨尼裡克的命令下，被押解驅逐出自己的家園。他們在夜間像牛群一樣被圈在一小塊地面上，困於自己的排泄物之中，白天被迫在熾熱的沙地上行軍，如果因高溫和勞累而昏厥，就會遭到鞭笞或是被拖著前進，一直等到氣絕在折磨人的差役手中。這些不幸的流放犯人到達摩爾人的村莊，可能會激起當地居民的同情心，他們仁慈的天性還沒有受到宗教狂熱的影響。但是這些放逐的人如果想要逃避未開化生活所帶來的危險，就會招來更大的苦難。

其五，宗教迫害的始作俑者在事先經過仔細思考，最後還是決定不計後果硬幹到底。他們激起了正統教派的憤怒情緒，努力加以撲滅，把拒不從命的行為當成犯罪行為來責罰。如果罪犯沒能力或沒意願繳納罰款，就施加毫無惻隱之心的打擊，讓他們感受到嚴苛法律的痛苦。要是他們對較輕的刑責不在意，那就用死刑來阻止他們。透過虛構小說以及各種公開宣言的面紗，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正教信徒遭到的最嚴酷和最羞辱的待遇，特別是在亨尼裡克的統治下。受到尊敬的市民、貴族家庭的婦女和獻身聖職的處女，全身赤裸被滑車吊在半空，腳下懸著重物，在這種酷刑的痛苦煎熬下，赤裸的身體還要受皮鞭抽打，或是用燒紅的烙鐵燙最敏感的部位。阿里烏斯教派的信徒為了對付敵對教派，割下他們的耳朵、鼻子和舌頭，砍下他們的右手。雖然被害人的精確數目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證據表明有很多人遭到了酷刑的迫害，可以舉出姓名的人員就包括一名主教和一名前執政官
[317]

 ，他們都具備成為殉教者的條件。塞巴斯蒂安伯爵的事跡也能獲得類似的榮譽，他以毫不動搖的堅定信念認同尼西亞信經，使身為異端的根西裡克怒不可遏，把這位勇敢進取而又雄心萬丈的流亡人士，視為可畏的對手。

其六，阿里烏斯教派的官員用欺騙和暴力逼他們接受受洗的儀式，靠此懾服個性軟弱的人，威脅生性怯懦的人，使他們改變宗教信仰。若他們拒絕參與可憎和褻瀆的禮拜活動，就對正教的變節者施以嚴厲懲處。這種可恥的手段違反個人的自由意志，冒犯已經統一的聖禮儀式。敵對的教派以前彼此認同洗禮的效力，汪達爾人堅定維持革新以後的做法，據稱這是多納圖斯派所做的建議，並提出可供運用的規範。

其七，阿里烏斯教派的教士在宗教方面的殘酷手段，要超過汪達爾人的國王，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培養他們急於擁有的屬靈園地。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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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寶座安置在迦太基。而在主要的城市，只有部分主教可以篡奪敵手的地位，但是數量較少而且他們不懂拉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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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蠻族不具備在大教堂擔任教會職位的資格。阿非利加人在喪失正統教派的本堂神父以後，等於被剝奪了公開舉行基督教儀式的權利。

其八，羅馬皇帝理所當然是「本體同一」教義的捍衛者，和羅馬人和正教信徒一樣，阿非利加信仰虔誠的民眾寧可受合法君王統治，也不願在篡奪的蠻族異端統治下生活。那時是芝諾在統治東部帝國，還有皇帝的女兒普拉西狄亞，她是另一個皇帝的未亡人，也是汪達爾人皇后的妹妹，在他們兩人的斡旋和講情下，出現了一段平靜時期，亨尼裡克恢復迦太基的主教座堂。但是這種受到關照的時間很短暫，倨傲的暴君根本瞧不起帝國所推崇的宗教，所以在羅馬使臣前往皇宮的通衢大道時，特意安排血淋淋的宗教迫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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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召集主教在迦太基開會，要他們公開宣誓支持其子赫德裡克繼位，絕對不與外國進行越過海洋的通信聯繫。像這樣的要求聽起來言之有理，似乎是臣民應盡的道義，同時也是宗教的責任，但是會議上只要是有識之士都加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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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同意的借口看起來很難自圓其說，他們提出基督徒的誓言違反了教規，所以無效。對於一個猜忌的暴君，這只會引發他的懷疑。


 九、正統教會的策略失誤和濫用神跡的狀況

受到宮廷和軍隊武力欺壓的正統教會，無論在信徒的數量和神學的知識方面都勝過對手。希臘
[322]

 和拉丁的神父在阿里烏斯教派的爭論上也運用同樣的武器，一再使得烏爾菲拉斯那些蠻橫無禮而且目不識丁的繼承人啞口無言，再不然就是高舉白旗，自覺在宗教戰爭的技術和知識方面無法佔到上風。然而正統教會的神學家並沒有運用光榮的成就，反倒是在確定不被追究的情況下去杜撰一些傳聞，這些傳聞必定會被安上欺騙和偽造的惡名。他們把引起爭論的作品歸於古代基督徒最有聲望的人物。維吉利烏斯和他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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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冒用阿塔納修斯和奧古斯丁的名字，而且手法相當笨拙。那些聞名於世的信條，可以明確地解釋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的奧秘，在經過推斷以後，發現它們極有可能是來自阿非利加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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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聖經》本身也為輕率和褻瀆之手所污染。在最重要的經文裡，斷言三個神格的統一有來自上天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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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統教派的神父、古老的譯文和可信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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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對此不置一詞，發出無言的指責。這段經文的解釋是正統教會的主教首次在亨尼裡克所召開的迦太基會議上提出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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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個以寓言形式的解釋所形成的旁注，為理解拉丁文《聖經》的經文帶來很大的困擾，但在經過10個世紀的黑暗時代以後，終於得到恢復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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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印刷術發明並推廣開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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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文《新約》的編者要遷就傳統的成見和當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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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存虔誠信仰的欺騙行為，無論是在羅馬還是日內瓦，都被宗教的熱忱所接受，這種情況在現代歐洲的每個國家、每種語言中都在不斷增加。

欺詐的例子必然會引起懷疑，非洲天主教徒用似是而非的奇跡來為其傳教事業的正義辯護，可能更多地歸因於他們自己的行業，而不是天堂的可見保護。然而歷史學家用公正無私的立場來看待宗教的衝突，只提到一件超自然的事實，可以用來訓誨信仰虔誠的教徒，讓不信教的人士大吃一驚。提帕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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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毛裡塔尼亞一個濱海的殖民區，位於愷撒裡亞以東16英里，很多世代以來以居民狂熱的正教信仰而聞名於世。面對憤怒的多納圖斯派信徒，他們毫無畏懼，經過一番激烈的抵抗後就遠離了阿里烏斯教派的暴政，他們在知道要派來一個異端教派的主教後，就決定放棄這座城鎮。大部分居民購買船隻渡海到對面的西班牙，剩下那些無法成行的不幸教徒拒絕參與篡奪者的聖事活動，仍舊保持虔誠而非法的聚會。這種違命的態度激怒了亨尼裡克，他要嚴厲處置，於是他派遣了一個伯爵率領軍隊從迦太基前往提帕薩。他把正教信徒集中在市鎮的廣場上，當著整個行省公開宣佈他們的罪行，要對他們施加砍去右手和割去舌頭的刑罰。但是這些神聖的悔改者在被割去舌頭後依然能說話，阿非利加主教維克托證實了這件神跡。他在這個事件發生後兩年公開發表了宗教迫害的歷史，維克托說道：「要是有人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可以前往君士坦丁堡，聽聽副輔祭雷斯提圖圖斯邏輯清晰而毫無破綻的言詞，他是光榮的受難者之一，現在暫住在芝諾皇帝的皇宮中，信仰極為虔誠的皇后對他非常尊敬。」在君士坦丁堡，我們很驚奇地發現了一個冷靜、博學而且完美得毫無破綻的證人，抱持著漠不關心和無動於衷的態度。

加沙的埃涅阿斯是位柏拉圖學派哲學家，他見過這位阿非利加的受難者，曾精確描述：

我見到他本人也與他說過話，我一直在思考他既然沒有說話的器官，那麼是用什麼方法發出清晰的聲音的。我的耳朵聽到了他的說話聲，然後用眼睛來檢查，我讓他張開嘴巴，看到舌頭已經被整根割除，就是醫生來施行這樣的手術，還是會經常使人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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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的埃涅阿斯所提出的證言獲得了多方面的肯定，像查士丁尼所頒布的永存後世的詔書、馬塞利努斯那個時代的編年史，以及後來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他那時是羅馬教皇的大臣，正好住在君士坦丁堡。
[333]

 這些人都生活於同一個世紀，對這件神跡的真實性，全部都訴求於個人的認識以及社會知名之士的告知。後來有同樣的案例在塵世這個大舞台上再三出現，經過很久的時間，接受人類判斷力的考驗。沒有舌頭可以說話，是阿非利加的悔改者最不可思議的寶物，能夠使人相信他們的語言不僅純正而且代表著正教的信仰。但是對不信上帝的人而言，他們那頑固的心靈被秘密和無可救藥的懷疑所佔據，無論是阿里烏斯教派還是索齊尼派的信徒，他們從根本上拒絕三位一體的教義，不能為阿塔納修斯派的神跡這種似是而非的證據所動搖。


 十、阿里烏斯教派的衰亡和正統教會的復興(500—700A.D.)

汪達爾人和東哥特人繼續信奉阿里烏斯派的教義，直到他們在阿非利加和意大利所建立的王國遭到毀滅的命運。高盧蠻族皈依法蘭克人正統的基督教信仰，西班牙在西哥特人改變宗教信仰後，重新恢復正統教會。

一個皇家殉教者作為榜樣的出現，可加速發生有益於後世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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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是把他稱為可恥的叛徒，道理上也說得過去。利奧維基爾德是西班牙的哥特國王，受到敵人的尊敬和臣民的愛戴，在他的統治下，正教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阿里烏斯教派的宗教會議想要借廢除二次受洗這種引起民怨的儀式來減少疑慮，但沒有獲得成功。他將皇室的冠冕授予長子赫門尼基爾德，讓他負責治理貝提卡公國，同時為他締結門當戶對的婚約。為他迎娶的妻子是墨洛溫家族的公主因甘迪斯，她信奉正教，雙親是奧斯特拉西亞的西格伯特國王和當代知名的布魯內基爾德。美麗動人的因甘迪斯當時不過13歲，在托萊多信奉阿里烏斯教派的宮廷裡結婚以後，受到丈夫的寵愛和婆婆的迫害。由於她的信仰非常虔誠和堅定，哥特皇后戈文珊在好言相勸不成後就對她施加暴力欺凌，濫用身為婆婆和皇后的雙重權威。
[335]

 戈文珊有次受到抗拒不禁怒火中燒，抓住正教徒公主的長髮將她摔倒在地，用腳把她踢得滿身是血，還下令將她的衣服剝光丟進水池。赫門尼基爾德深愛他的妻子，覺得不該用這種令人羞辱的方式對待剛進門的新娘，也為自己喪失顏面而惱怒不已。因甘迪斯逐漸讓他知道她是為了神聖的真理而受苦受難。哥特國王的繼承人受到柔情的訴怨，加上塞維爾總主教利安德的大力說服，經過堅信禮的莊嚴儀式改變信仰，接受了尼西亞信經。
[336]



衝動的年輕人被宗教的熱情激起雄心萬丈的氣概，竟然違反了身為一個兒子和臣民應有的本分。在西班牙的正教信徒雖然沒有因受到宗教迫害而感到憤憤不平，但還是讚許他用虔誠的叛亂來對抗身為異端的父王。梅裡達、科爾多瓦和塞維爾的圍攻作戰曠日持久，使得內戰一直拖延下去，這幾個地方的民眾都堅定地加入了赫門尼基爾德的陣營。他邀請信仰正教的蠻族像是蘇維匯人和法蘭克人，派軍前來摧毀自己的家園。他還懇求羅馬人給予危險的幫助，他們現在已經據有阿非利加和部分西班牙海岸地區。同時總主教以神聖的身份擔任使臣，親自前往拜占庭宮廷展開有效的談判。但是國王控制著西班牙的軍隊和財政，採取積極的行動，終於粉碎了正教信徒的希望。大逆不道的赫門尼基爾德無力抵抗也難以脫逃，被迫向憤怒的父親投降。利奧維吉德仍然注意到自己的神聖責任，剝奪叛徒所有帝王的尊榮，予以放逐的處分，但依然允許他繼續皈依「正統」的教會。赫門尼基爾德再次發起毫無成功機會的叛變，激起哥特國王滿腔怒火，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只有宣判他死刑，後來暗地裡在塞維爾的高塔裡執行。赫門尼基爾德直到臨終還是堅定不屈，拒絕接受阿里烏斯教派的聖餐儀式，以作為自己求得信仰安全所付出的代價，光榮的事跡終於讓他獲得聖赫門尼基爾德的稱號。他的嬌妻和幼子被羅馬人拘留，受到可恥的囚禁。家庭的不幸玷污了利奧維吉德極為自豪的名聲，他終其一生為此事感到苦惱悔恨。

雷卡瑞德是利奧維吉德的兒子和繼承人，繼承了命運悲慘的兄長的信仰，他採取審慎的態度，終於獲得成功，成為西班牙首位信奉正教的國王。他並沒有反叛自己的父親，只是耐心等待老王的去世，同時更沒有指責利奧維吉德生前的作為，只是很虔誠地提到，臨終時國君改正了信仰阿里烏斯教派的錯誤，留下遺命要求兒子改變哥特民族的宗教信仰。為了使這件事獲得圓滿的結局，他召集阿里烏斯教派的教士和貴族階層開會，公開宣佈自己是正教信徒，並且規勸他們要倣傚君王的行為。如果費很大的力氣去解釋可疑的經文，或是帶著好奇的心理去探討形而上的論點，就會引起永無止境的爭議。國君經過深思熟慮，將兩個實質而明顯的證據，即來自塵世和天國的證詞，向這群大字不識的與會人員做出說明。塵世全部聽從尼西亞宗教會議的結論，西班牙的羅馬人、蠻族和居民，毫無異議一致贊同正統教會的信條，只有西哥特人對基督教世界的認同擺出抗拒的態度。在一個迷信的時代，民眾對正教的教士通過他們的能力和美德實現不可思議的治療而產生敬仰，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在主的見證下才完成的。

貝提卡的奧瑟特教堂
[337]

 用來施洗的水盆，每年在復活節的前夕會自動溢出聖水。
[338]

 圖爾的聖馬丁那蘊含不可思議法力的神龕，使得加利西亞的君王和人民全部改宗信仰正教。
[339]

 身為正教徒的國王在改換本土宗教這個重要的過程中，遭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孀居的太后秘密策動謀反要害他的性命，兩位伯爵在納博訥高盧激起危及國本的兵變。但雷卡瑞德解除了陰謀分子的武裝，擊敗作亂的叛徒，並將他們繩之以法，執行嚴苛的正義，阿里烏斯教派譴責這種行為，認為這是宗教迫害。有八位主教承認過錯願意悔改，從他們的姓名可以知道他們皆出身蠻族。所有收集到的阿里烏斯教派神學書籍被堆放在房間內，連同房子一起化為灰燼。整個西哥特人和蘇維匯人無論是受到引誘還是驅策，全部接受正教的聖餐儀式。

至少到了下一個世代，他們的宗教信仰依然熱忱而誠摯，同時蠻族的奉獻極為慷慨，西班牙的教堂和修道院變得非常富足。西班牙人熱烈的關心態度可以用來改進尼西亞信經，70名主教在托萊多集會接受國君的建議，定出聖父、聖子和聖靈的次序，這個在教義上極為重要的論點，對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造成希臘教會和拉丁教會的分裂。
[340]

 雷卡瑞德只能算是新入教者，立即向格列高利教皇致敬並徵詢他的意見。格列高利是一個博學而聖潔的神職人員，教會在他的治理下獲得卓越的成就，異端分子和沒有信仰的人士皈依正道，他的名銜榮獲「偉大」的稱號。雷卡瑞德的使臣到了梵蒂岡的門房，很恭敬地呈上黃金和寶石所製的貴重禮物。所得的回報也非常豐厚，包括施洗者聖約翰的頭髮、一個鑲嵌著一小片極為神聖的「真十字架」的十字架和一把鐵製的鑰匙，其中的成分有少量是從捆綁聖彼得的鎖鏈上刮下來的鐵屑。

這位格列高利同時也是不列顛精神上的征服者，他鼓勵倫巴第皇后——虔誠的狄奧德琳達，在勝利的野蠻人中間宣揚尼西亞的信仰。他們當時的基督教教義全部為阿里烏斯教派的異端邪說所污染，雖然皇后工作十分虔誠，但仍舊為後世的傳教士的事業和成功留下了發揮的空間。意大利還是有很多城市在相互敵對的主教操縱下發生爭執。但是阿里烏斯教派在宗教事業、真理的信念、利害的關係和君主的榜樣這些沉重的壓力下，已經不勝負荷，逐漸崩潰。經過300年的戰爭，意大利的倫巴第人最後還是改變了信仰(600 A.D.)，埃及從柏拉圖學派那兒產生的爭論終於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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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猶太人受到宗教迫害及蠻族皈依的成效(612—712A.D.)

最早對蠻族宣講福音的傳教士訴諸理性的說服，主張宗教寬容所帶來的利益，但是一等到他們建立屬靈的王國，就立刻勸導基督徒國王要根除羅馬人和蠻族殘存的迷信，絲毫不能心慈手軟。克洛維的繼承者對拒絕毀棄偶像的農人，會當眾責打100皮鞭。盎格魯·撒克遜的法律對向魔鬼奉獻犧牲的罪行，處以入獄和籍沒等更為嚴厲的懲罰。甚至就連賢明的阿爾弗雷德也把實行極為嚴格的摩西戒律，視為不可逃避的責任。但是基督教人民逐漸廢除這些懲罰和罪行；學院中的神學爭論因民眾有益的無知而被中止；由於沒有偶像崇拜和異端邪說，極不寬容的精神就只能用來迫害猶太人。這個受到放逐的民族在高盧建立了若干個會堂，但是西班牙從哈德良時代開始，就遍佈他們的殖民區。
[342]

 他們借通商貿易和操縱金融累積了巨大的財富，君主以宗教迫害掩飾他們的貪念。對他們的壓迫不會產生危險，因為猶太人已經喪失了運用武力的能力，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西瑟布特是哥特國王，統治時期是在7世紀初葉，很快就實施了最嚴酷的迫害行動。
[343]

 9萬猶太人被迫接受基督教的洗禮，冥頑的非基督徒被沒收財產，身體受到酷刑的摧殘。是否允許他們放棄自己的家園，這件事倒是讓人懷疑。

正教國王以及西班牙的教士們，他們那過高的宗教熱情被平復下來，莊嚴地宣佈他們的判決：他們不會把聖禮強加在任何人身上。但是為了教會的榮譽，要對受洗的猶太人加以限制，堅決對他們施行他們所抵制和憎恨的宗教儀式。由於猶太人經常食言反悔，使得西瑟布特的一個繼承人發誓要把整個民族逐出他的疆域。托萊多的御前會議批准了此項敕令，每一個哥特國王必須宣誓要維護此一極為重要的詔書。但是暴君並沒有意願讓這些犧牲品脫離他們的掌握，他們可以視自己的興致任意對他們施以苦刑，也可以把他們當成最賣力勞動的奴隸，施以有利可圖的壓搾。猶太人繼續留在西班牙，忍受民事法和教會法的重負，在同一個國度內，這些法律已經被忠實地改寫為宗教裁判的法典。哥特國王和主教最後終於發現，惡意的傷害會產生仇恨，而仇恨總會找到報復的機會。這個民族是基督教暗中或公開的敵人，仍舊在奴役和苦難之中繁衍綿延，生生不息。猶太人的密謀和私通，協助阿拉伯的征服者獲得迅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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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蠻族撤走有力的支持，阿里烏斯派不得民心的異端邪說很快就受到藐視歸於湮滅，但是希臘人仍然保持玄虛而好辯的習慣，建立一種不為人知的教義，連帶著產生了新的問題和新的爭議，使有野心的高階神職人員和沉溺於幻想的僧侶獲得權力，破壞教會的和平，甚至整個帝國都飽嘗苦果。然而這些爭議限於學院和宗教會議而知者甚少，被帝國的歷史學家所忽視。摩尼教派致力於統一基督和瑣羅亞斯德的宗教，在暗中傳播到行省，但是這些外國的信徒受到諾斯替教派的牽累，被認為是毫無廉恥的群體，在公眾極端仇視之下為帝國的法律所嚴格取締，通常受到極刑的制裁。貝拉基教派理性的見解從不列顛傳到羅馬、阿非利加和巴勒斯坦，在迷信的時代無聲無息間消失無蹤。東部為涅克托裡烏斯派和優迪克派的爭論所困惑，他們期望解釋道成肉身的奧秘，加速基督教在發源地的滅亡。這些爭論最早引起激烈的反應是在狄奧多西二世統治時期，但發生的重大影響已經超越本卷的範圍。爭論的形而上觀點所產生的關聯，教會的野心所引起的鬥爭，對國力日衰的拜占庭帝國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從以弗所和卡爾西頓的宗教大會到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征服東部，也許可以寫成一系列生動有趣和富於教育意味的歷史。


 第三十八章 克洛維當政及其改變信仰 戰勝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 在高盧建立法蘭克王國 蠻族的律法 羅馬人的景況 西班牙的西哥特人 撒克遜人佔據不列顛(449—582 A.D.)


 一、西羅馬帝國覆滅後高盧所發生的變革(476—536A.D.)

高盧人
[345]

 願再忍受羅馬人強加在身上的枷鎖，但他們應該回想羅馬帝國初期，韋斯巴薌皇帝的部將曾提出發人深省的教訓，可說是份量重過萬鈞，塔西佗
[346]

 用他那如椽大筆很精確地表示出來：

在共和國的保護下，高盧人得以脫離內部的紛爭和外敵的侵略。你們雖然喪失了民族的獨立，卻獲得了羅馬公民的名分和特權，像羅馬人一樣享受民治政府的永久利益。你們由於所處的位置比較偏遠，很少受到暴君的欺凌和壓迫。我們並沒有行使征服者的權力，只是從你們徵收的貢金中獲得一份就感到滿足。和平要用武力來保障，而武力需要用經費來支持。為了你們的安全，羅馬人才防守萊茵河這條天塹以拒止凶狠的日耳曼人，他們一直念念不忘在打主意，想要以荒蕪的森林和沼澤來換取富裕而豐饒的高盧。羅馬的衰亡會給行省帶來致命的危險，你們就會埋葬在巨大政治結構的廢墟中。這個英勇而明智的體系興起已有800年之久，等到羅馬人被趕走以後，你們幻想中的自由就會被一個蠻族主子侮辱和壓搾，還要面對未開化的征服者無窮無盡的敵意。

善意的勸告被接納，而奇特的預言也都一一實現。在400年前，強壯的高盧人迎戰愷撒的軍隊，不知不覺中發生同化作用，成為公民和臣民的社群。等到西部帝國瓦解，日耳曼人渡過萊茵河，為了據有高盧發生激烈的競爭。愛好和平、舉止文雅的居民對他們不僅表示輕視，而且極為反感。何況高盧人自覺在知識水平和生活程度上要高人一等，難免產生驕傲的心理，嘲笑來自北國的蓄著長髮和身高體壯的野蠻人。他們粗魯的習性、下流的嗜好、貪吃的胃口以及可怖的外貌令人看到就討厭，連發出來的氣味都令人作嘔。奧頓和波爾多的學校仍然教授各種文理課程，高盧的年輕人熟悉西塞羅和維吉爾所使用的語文，聽到日耳曼方言粗俗而刺耳的聲音感到驚訝不已。他們帶著無限的惋惜，認為文藝女神也會被勃艮第人的七絃琴嚇得花容失色，只有趕快逃走。高盧人在技藝和習性方面具有天賦的優越感，但缺乏勇氣來保護自己，只有低聲下氣聽命甚至奉承勝利的蠻族，靠著蠻族大發慈悲才能苟安偷生，所有的財產都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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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多亞克斷送西部帝國以後，馬上要與最有權勢的蠻族建立友誼。這位意大利的新統治者，要把阿爾卑斯山以外，一直遠抵萊茵河
[348]

 與大西洋的羅馬人所征服的地區，全部放棄給西哥特國王尤里克。元老院裝模作樣同意奧多亞克慷慨的作風，但其實在稅收和國土方面並沒有實質上的損失。尤里克獲得的合法權力，只是為他的野心和成就做了一個見證，哥特民族受到鼓舞，要在他的指揮下建立一個包括高盧和西班牙在內的王國。阿爾勒和馬賽向他的軍隊投降，奧弗涅爭取自由權利卻遭到鎮壓。就連主教也要屈尊發表恭賀的贊詞，才能獲得撤銷流放的命令。西多尼烏斯與一群使臣和懇求者等在皇宮的大門前，他們在波爾多宮廷的各種事務，證明了西哥特國王的權勢和名望。赫魯利人用靛藍繪滿赤裸的身體，雖然遠在海邊，但也來懇求保護；哥特國王缺乏海上武力，然而撒克遜人不敢侵犯濱海的行省；他的權威降服了高大的勃艮第人；就連最凶狠的民族也只有遵從不平等的和平條款，他剛釋放被俘虜的法蘭克人；阿非利加的汪達爾人也盡力巴結，以得到友情帶來的好處；潘諾尼亞的東哥特人獲得有力的支援，來對抗鄰居匈奴人的壓力。只要尤里克稍微點點頭，就可以讓歐洲北部風雲變色或是相安無事(以上是詩人慣用的詞句)。連波斯最偉大的國王也要請教西部的神諭；台伯河老邁年高的神明也卵翼於加龍河的天才之下。
[349]

 國家的氣數通常依賴偶然的機運，後來偉大的法蘭西能夠誕生，歸功於哥特國王的英年早逝。他的兒子阿拉裡克是無依無靠的襁褓嬰兒，反觀對手克洛維
[350]

 卻是野心勃勃的勇敢青年。


 二、墨洛溫王朝克洛維的崛起和對外的征戰(481—496A.D.)

克洛維的父親基爾德裡克在日耳曼過放逐生活時，受到圖林吉亞國王和皇后友善的照顧。等到他被赦回，巴西娜皇后逃離丈夫的宮殿，投入愛人的懷抱，同時毫無顧忌地宣稱，沒有人比基爾德裡克更為聰明、強壯和英俊，所以他才是她愛慕的對象。
[351]

 克洛維就是這對野鴛鴦的愛情結晶，不過15歲的年紀，父親就亡故，由他繼承指揮薩利克部族的權力。他的王國
[352]

 領地狹小，局限在巴塔維亞的島嶼，是古老的圖爾奈和阿拉斯主教轄區。
[353]

 克洛維受洗時，手下武士的數量沒有超過5000人。法蘭克人同宗的部族沿著貝爾京地區的河流分佈，在斯海爾德河、默茲河、摩澤爾河和萊茵河兩岸一帶散居，受到獨立自主國王的管轄。這些薩利克人的王侯都是墨洛溫家族的後裔，相互之間保持平等和聯盟的關係，時而產生敵對的行為。但日耳曼人在和平時期服從有世襲審判權的酋長，到了戰時則自由追隨深獲民心和能帶領他們獲得勝利的將領。克洛維憑著優異的功績贏得本族同盟軍的尊敬和忠誠。當他首次開赴戰場時，不會將金銀財寶存放在私人的箱櫃中，也不會在自己的庫房堆滿酒類和糧食。
[354]



他要傚法愷撒當年在這個地區的做法，拿刀劍獲得大量財富，用征戰的成果收買軍心為己效命。每一次作戰和遠征得勝以後，就會累積一大批戰利品，每位武士憑著功績分到自己應得的一份酬勞。皇家的特權在於設立軍法，蠻族難以駕馭的野性經過教導以後，也會體認到紀律所帶來的優勢。
[355]

 每年3月軍隊要接受年度校閱，詳盡檢查兵器整備狀況。當他們行軍通過後方和平地區時，要做到秋毫無犯。克洛維的裁決保持絕對的公正無私，擅離職守和抗命不從的士兵會受到立即處死的懲罰。人們一直對法蘭克人的作戰英勇讚譽有加，但是克洛維的英勇表現在冷靜和審慎的作為上，一切行動務求完美，不允許有絲毫差錯。
[356]

 他在處理與人群有關的事務時，會仔細衡量利益、感情和意見的份量，所採取的措施有時會發揮日耳曼殘暴的性格，有時會採用羅馬時代寬大為懷的政策，對待基督教有關的問題也莫不如是。他過世時年僅45歲，使得戰無不勝的軍事生涯為之中斷，但是經過他30年的統治，他已經在高盧地區建立了法蘭克王國。

克洛維擊敗伊吉狄烏斯的兒子塞阿格裡烏斯，贏得首次用兵的勝利。在這種狀況下，可能是私人的仇恨燃起公開敵視的火花，伊吉狄烏斯的光榮戰跡侮辱到墨洛溫王室，而兒子的權力更是激起法蘭克國王極為嫉妒的野心。塞阿格裡烏斯把蘇瓦松這座城市和所屬的領地當成世襲產業加以繼承，第二貝爾京行省破敗荒涼的殘留城市包括蘭斯、特魯瓦、博韋和亞眠等地，很自然地劃歸這位伯爵或大公所有。
[357]

 等到西羅馬帝國解體，他也許可以仗著權勢用羅馬國王這個頭銜來統治。
[358]

 身為羅馬人，塞阿格裡烏斯曾經學習過與修辭和法律有關的文理課程，但是他為了應付當前的狀況和政策的需要，也能用熟練的日耳曼方言與人溝通，每當不受羈縻的蠻族要上法庭時都會求助於這位陌生人。他具有特別的才能，可以用地方的土語解釋各種規定，說明案情和判決是否公正，執行法律非常勤勉而且和藹可親，這使他的聲望日益升高。他的敕令不僅充滿智慧而且公正無私，贏得民眾發自內心的服從。塞阿格裡烏斯的統治及於法蘭克人和勃艮第人，好像要恢復全民社會早期的制度。
[359]

 在和平佔領的過程當中，塞阿格裡烏斯很勇敢地接受克洛維的挑戰，就像武士制度所標榜的精神和方式一樣，在指定的日期和地點與敵手決一勝負。
[360]



愷撒那個時代，高盧僅蘇瓦松地區就有5萬名騎士傾巢而出，這支大軍由城市的三個軍械庫或作坊
[361]

 供應所需的盾牌、甲冑和投射器具。但是高盧年輕人無論勇氣還是數量，都因承平日久而無復當年氣概，只有組織鬆散的志願軍或傭兵隊伍，在塞阿格裡烏斯的旗幟下開拔前進，沒有能力對抗發揮民族精神的法蘭克人。要是不清楚塞阿格裡烏斯真正的實力和作戰的資源，只是責備他迅速逃走，這是很不公平的說法。他只是在會戰失敗以後，才在遙遠的圖盧茲宮廷避難。國勢衰弱而且尚未成年的阿拉裡克，無法協助也不能保護命運乖戾的流亡者，怯懦的
[362]

 哥特人為克洛維的恫嚇之詞所威脅，身為羅馬人的國王經過短時期的囚禁以後，就被劊子手處決。貝爾京的城市向法蘭克國王投降，克洛維在統治第10年征服了面積寬廣的通格裡地區，
[363]

 使整個領地向東擴展了很大的範圍。

有人很荒謬地認為阿勒曼尼人得名的由來，是因為他們住在勒曼湖邊一塊想像中的居留地。這塊人間樂土從勒曼湖延伸到阿旺什和侏羅山脈，一直為勃艮第人所據有。
[364]

 海爾維第亞的北部地區的確是被凶狠的阿勒曼尼人征服，但征戰獲得的成果全被自己親手毀滅。被羅馬的技藝所改善和裝飾的行省，再度退化到原始的荒野狀況。物產豐富而人口眾多的阿爾山谷，
[365]

 仍可以發現壯觀的溫多尼薩遺留的古跡。從萊茵河的源頭到緬因河與摩澤爾河的匯合口，蜂擁而至的阿勒曼尼人勢不可當。他們根據古老的所有權和新近的勝利，控制河流兩岸，接著越過現在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散佈到整個高盧地區。他們大膽侵犯科隆王國，召喚薩利安人的王侯前來防衛裡普阿里人的聯盟。克洛維在離科隆約24英里的托爾比克平原迎擊高盧的入侵者。日耳曼兩個最凶狠的民族，為了過去所建樹的功績和未來即將展現的偉業，激起一爭高下的壯志雄心。法蘭克人經過頑強奮戰以後敗北而退，阿勒曼尼人發出勝利的怒吼，猛烈地緊追不放。但在克洛維的勇氣、領導或虔誠的宗教感召之下，法蘭克人再次恢復了士氣，再次與阿勒曼尼人展開一場大戰。

在這血流成河的日子裡，戰鬥的結局決定了帝國的主人，敗者難逃被奴役的命運。阿勒曼尼人最後一個國王在戰場陣亡，他的人民遭到殺戮和追捕，只有丟下武器聽憑征服者發落。缺乏紀律的烏合之眾不可能整頓再戰，城牆和工事本可以在他們遭遇災難時提供保護，但他們抱著傲慢的心理全部加以毀棄，等到戰敗，那些行動積極而且毫無畏懼的敵人，就會尾隨他們進入森林深處。狄奧多里克恭賀克洛維的勝利，這位意大利國王最近才娶了克洛維的妹妹阿博芙萊達。他替懇求者和流亡人士向他的內兄求情，因為這些人正在哀求他的保護。屬於阿勒曼尼人所有的高盧領土成為勝者的戰利品，這個倨傲的民族一直沒有被羅馬的武力所征服，而且經常發起叛亂。現在他們承認墨洛溫國王的統治，他也仁慈地允許他們仍舊保有獨特的習俗和制度，但是要接受他指派的一個公爵，承認他治理和繼承的權力。法蘭克人完成西部行省的征服以後，只有他們能維持在萊茵河對岸的古老居所，過去已經枯竭的國土逐漸恢復生機，文明的發展一直推進到易北河岸和波希米亞山區，只有日耳曼人的馴服可以確保歐洲的和平。
[366]




 三、克洛維改信正統基督教及對後世的影響(496—497A.D.)

克洛維一直到30歲時還在繼續膜拜祖先的神明
[367]

 ，對於基督教抱著不相信也不理會的態度，因此他能夠在敵人的地區大肆劫掠教堂，心中毫無羞愧之感。他的高盧臣民樂於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束縛，主教心中最盼望的工作是要摒除偶像崇拜，對於異端教派倒是不甚在意。墨洛溫的君主與嬌柔的克羅提爾妲締結幸福美滿的婚姻。她是勃艮第國王的侄女，雖然處在阿里烏斯教派的宮廷，她所受的教育卻使她公開宣佈接受正教的信仰，所以讓異教徒的丈夫完成改信和皈依，不僅是她的興趣所在，也是她的責任。
[368]

 克洛維不知不覺從情話綿綿之中傾聽教義的開導，同意長子可以受洗(也許是最初簽訂婚約的條件)，然而嬰兒的夭亡使他產生對迷信的恐懼，後來他被說服再一次進行嘗試。

克洛維在托爾比克會戰遭遇困苦時，大聲向克羅提爾妲的神以及基督徒乞求幫助。勝利使他帶著感恩的心情，很尊敬地傾聽雄辯的言辭。
[369]

 蘭斯主教雷米吉烏斯
[370]

 力陳，改變信仰對他而言，會在世俗和精神方面帶來莫大的利益。國王聲稱他對正教信仰的理念感到滿意，但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要暫緩公開宣佈。但是法蘭克人熱忱擁戴的歡呼使這些顧慮變得多餘，他們很明確地表示要追隨他們的首領和英雄，不論是走向戰場還是接受洗禮。重要的典禮在蘭斯的主座教堂舉行，每一項儀式都十分盛大而莊嚴，使粗魯的新入教者產生對宗教的敬畏之心。
[371]

 這位新的君士坦丁有3000個好戰的臣民跟著一起受洗，還有很多稟性溫和的蠻族傚法他們的行動。為了服從大獲全勝的高級神職人員，他們不僅崇拜燒燬過的十字架，還把過去膜拜的偶像燒掉。

克洛維聽到基督的平生和死亡的悲慘事跡，內心受到感動，激起為時短暫的熱情。他沒有權衡神秘的犧牲所帶來的極為有益的後果，表現出衝動的憤怒情緒，甚至說道：「我要親自率領英勇無敵的法蘭克人，為他們受到的屈辱報仇雪恥。」
[372]

 但野蠻的高盧征服者對宗教的證詞沒有能力辨別對錯，而這些都是靠對歷史證據和神學理論辛勤的探索方能實現的。克洛維無法感受福音書發揮的溫和影響力，那會使真正改變信仰的人產生馴服的信念和純潔的心靈。雄才大略的統治者不斷違反道義和身為基督徒的責任，無論在戰時還是平時，他的手上都沾滿鮮血。克洛維剛解散加利西亞教堂的宗教會議，就若無其事地處死墨洛溫家族所有的王侯。
[373]

 然而法蘭克人的國王可能真心禮拜基督教的上帝，認為上帝比起他們這個民族的神祇更為卓越，具有更大的權勢。

托爾比克之戰獲得的拯救和勝利使克洛維產生信心，萬軍之王的耶和華會在未來對他施加保護。馬丁這位眾所周知的聖徒，在圖爾的神聖墓地仍舊不斷顯現神跡，使他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靠著他有形或無形的影響力發揮作用，才能水到渠成獲得一個慷慨大方的正教國君。克洛維發表褻瀆的評述，說聖馬丁是位昂貴的朋友
[374]

 ，但我們不必將之解讀成永久或理性懷疑的徵兆。不管是塵世還是天國，對法蘭克人的皈依都感到欣慰，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克洛維從施洗的聖水盆登上基督教世界的頂峰，只有他一個人配得上正教國王的稱號和權柄。阿納斯塔修斯皇帝在有關神聖的道成肉身方面，抱著非常危險的錯誤觀念。意大利、阿非利加、西班牙和高盧的蠻族都信仰阿里烏斯異端，所以克洛維是教會唯一也是最有力的擁護者。教士承認他是合法的君主和光榮的救星，正統教派的熱情和厚愛對克洛維的軍隊給予堅定的支持。
[375]



在羅馬帝國統治下，主教擁有財富和審判權，表現出神聖的形象和永恆的職位。有無數信徒聆聽他們那平易近人的言辭，還可以召開全省的宗教集會，這些使他們獲得尊敬，有時也會產生危險。他們所發揮的影響力一直受到爭議，因為會使迷信得到很大的發展。法蘭克王國的建立，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可以說是100位高級教士穩固聯盟所造成的結果，他們統治著高盧那些深表不滿的城市，何況這些城市都能獨立自主。阿摩裡卡共和國的根基淺薄，一再受到搖撼以後就走向崩潰，但是人民仍然要保衛他們在國內的自由權利，維護羅馬人的尊嚴，英勇抵抗克洛維掠奪性的入侵和經常性的攻擊。現在克洛維傾全國之力，把征服的行動從塞納河延伸到盧瓦爾河，獲得成功以後產生了一個平等而有利的聯邦政體。法蘭克人對阿摩裡卡人的英勇作戰表示欽佩
[376]

 ，阿摩裡卡人因為法蘭克人的宗教信仰而願意與他們達成和解。配置在各地用來防衛高盧的軍事力量，包括100多個騎兵和步兵編組而成的隊伍，這些部隊獲得羅馬士兵的稱呼和特權，但實際卻是從蠻族青年中源源不斷獲得兵員補充。帝國最遙遠地區戍守工事的人員和零星分散的殘部，過去表現出英勇氣概，現在已落入無望的深淵。他們雖然沒有鬆懈防務，但是要撤退就會受到攔截，要想與本國保持聯絡也完全無濟於事，他們已經被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君主所遺棄。他們仍舊保持著虔誠的信念，拒絕與高盧信奉阿里烏斯教派的篡奪者發生任何關係。

等到一個正統教會的英雄人物，提出非常寬大的條件和協議，他們當然感到面子十足樂意接受。這些軍團的繼承者雖然仍然是正式編製，但不過虛有其名，在接踵而來的時代裡，能夠引起他人注意的也只是他們的武器裝備和旗幟標誌、特殊的服裝和制度而已。等到他們志願加入後，更能增強地方部隊的實力，鄰近的王國對法蘭克人的兵員數量和作戰精神更為畏懼。高盧北部行省的降服，並非取決於一次會戰的機運，而是戰爭與談判交互運用緩慢產生的影響。克洛維極力爭取利益，必要時又能稍作讓步，不管如何總能發揮最大效果，終於達成了充滿野心的目標。他那種凶暴的作風和亨利四世的德行作一對比，真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大相逕庭，人的性格竟會如此截然相反，然而這兩位君王所處的立場倒是頗為相似。他們用勇氣、政策和及時改變信仰建立功勳，完成了征服法蘭西的偉大事業。
[377]




 四、克洛維擊敗甘多柏德獲得勃艮第戰爭的勝利(499—532A.D.)

勃艮第王國的領地局限在高盧兩條河流之間，索恩河和羅訥河從孚日山向阿爾卑斯山延伸的森林地帶，一直向南流到馬賽入海。
[378]

 甘多柏德執握了國家的權柄。這位驍勇無比而且野心勃勃的君王因兩位弟兄的過世而減少了競爭王座的對手，其中一個是克羅提爾坦的父親。
[379]

 但是他竟然還讓最年幼的弟弟戈德吉塞爾擁有獨立的日內瓦公國，這是他唯一不夠謹慎之處。甘多柏德是位阿里烏斯教派的君主，克洛維改信正教使他提高警惕，同時也令他滿意，希望可以借此激勵他的教士和人民。於是他在里昂召集主教舉行會議，盡可能調停他們在宗教和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兩個教派發生激烈的爭執，使會議毫無成效可言。阿里烏斯教派譴責正統教會禮拜三位真神，正統教徒用神學的觀點辯解他們所執的理由，他們相互提出異議和反駁，到處迴響著固執己見的喊叫，一直到國王說出心中的憂慮才平息下來。

他向正統教會主教提出非常唐突但是關鍵的問題：「如果你仍真的公開聲稱信仰基督教，為什麼不能約束法蘭克國王？他對我宣戰，要與我的敵人聯合在一起來毀滅我。如果他抱著真誠的態度改變宗教，就不應該產生嗜殺和貪婪的念頭。他要用行為表現他的信仰。」維埃那主教阿維圖斯代表教友回答，他用和藹可親的姿態和悅耳動人的聲音發言：

我們並不了解法蘭克國王的動機和意圖，但是《聖經》教導我們，王國若是放棄神的律法就會遭到覆亡的命運。誰要是把神當成仇寇，那麼敵人就會在四面蜂擁而起。要是帶著人民回歸神的律法，他就會賜予你的疆域和平與安全。

正統教會提出訂立和平協議的首要條件，勃艮第國王並不想接受，於是他將宗教會議延緩並加以解散，但在此之前他譴責這些主教，說克洛維身為主教的朋友和入教者，卻私下引誘戈德吉塞爾背叛他的兄長。
[380]



甘多柏德的弟弟毫無忠誠之心，根本禁不起勾引。戈德吉塞爾奉命率領日內瓦的軍隊加入皇家的陣營，使得陰謀活動更容易獲得成功。就在法蘭克人和勃艮第人勢均力敵相持不下時，他掌握最好的機會投靠敵營，這樣一來就決定了戰爭的勝負。首尾兩端的高盧人對甘多柏德的支持極為有限，他無法對抗克洛維的軍隊，只有倉促撤離戰場，地點好像是在朗格勒和第戎之間。甘多柏德對第戎的防守能力也沒有信心，這是一座被兩條河流圍繞的四方形城堡，有4座城門和33座塔樓，城牆的高度是30英尺，倒有20英尺厚。
[381]

 甘多柏德把重要的城市里昂和維埃那放棄給在後緊追的克洛維，仍舊馬不停蹄，慌忙逃到阿維尼翁，此處離戰場已有250英里。經過長期的圍攻作戰和鉤心鬥角的談判，總算讓法蘭克國王認清當前狀況，若繼續打下去會帶來更多危險和更大的困難。於是克洛維向勃艮第君主索取了一筆貢金，強迫甘多柏德不僅不能追究兄弟的背叛行為，而且還要加以獎賞。然後克洛維帶著南部行省所獲得的戰利品和俘虜，趾高氣揚班師回國。但很快傳來的信息使場面盛大的凱旋黯然失色，甘多柏德違背剛剛簽訂的條約。不幸的戈德吉塞爾和5000名法蘭克人
[382]

 防守部隊留在維埃那，受到圍攻，維埃那在奇襲下失守，戈德吉塞爾被毫無人性的兄長殺害。

即使是宣揚和平的統治者遇到這種不守信義的暴虐行為，也會氣沖斗牛失去耐心。但高盧的征服者卻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免除原來規定的貢金，仍舊把勃艮第國王當成盟友，接受他在軍事上所提供的服務。克洛維無法像先前那些戰爭一樣，確保自己無往不利的優勢，他的對手接受了教訓，例行新的策略，以獲得人民好感。高盧人和羅馬人讚譽甘多柏德的法律溫和而且公正，幾乎將他的名望提升到征服者的同一水平。他用好聽的言語奉承主教使他們安於現狀，同時運用計謀讓大家以為他會改變信仰，然後設法規避直到死前最後一刻才受洗。在這種溫和施政的作風之下，能夠保障勃艮第王國的和平，延緩其受到摧毀的命運。
[383]



勃艮第王國最後的滅亡時間，正值甘多柏德之子西吉斯蒙德統治期間。身為正教信徒的國王獲得聖徒和殉教者的榮名，
[384]

 但皇家聖徒的手上沾著兒子的鮮血。後母帶著倨傲和憎恨的情緒蠱惑西吉斯蒙德，使得無辜的兒子成為了父親的劍下亡魂。西吉斯蒙德知道自己犯下大錯後，抱著不幸青年冰冷的屍體哀悼慟哭，他接受隨從嚴厲的諫言：「啊，陛下，是你讓人感到憐憫和悲痛，而不是死者。」他通過向瓦雷紀念聖莫裡斯的阿高隆修道院奉獻了大量捐款，以減輕負罪感和所遭受的良心譴責，這處修道院的建立是為了推崇底比斯軍團純屬想像的殉教者。
[385]

 虔誠的國王設置一個正式的合唱團，要唱出永恆的讚美詩。他像僧侶那樣保持恆久而嚴格的禮拜活動，非常謙卑地虔誠祈禱，希望天國懲罰他的罪孽讓世界蒙受苦難。他的祈禱受到垂聽，復仇者開始動手，勃艮第的行省被法蘭克人的軍隊蹂躪。西吉斯蒙德在會戰失敗後，希望能活下去以延長悔過的時間，就穿上僧侶服裝隱藏在荒郊野外，被他的臣民發覺後出賣，借此獲得新主子賞賜的好處。蒙塵的國君及其妻子和兩位子女被送到奧爾良，克洛維的兒子們下達慘絕人寰的命令，將他們全活埋在深井裡。他們這種殘酷的行為不合天理人情，有人將之歸於他們年輕、個性衝動之類的借口。野心驅使他們征服勃艮第，孝心可能激發或掩飾他們的野心。克羅提爾坦有神聖的虔誠之心，但不會寬恕所受到的傷害，迫得她的兒子要殺死西吉斯蒙德全家，來為她父親之死雪恥報仇。叛逆的勃艮第人一直想要掙脫加在身上的鎖鏈，只要他們同意盡到提供貢金和服兵役的義務，克洛維的兒子就答應他們可以保留自己民族的法律。墨洛溫王朝君王能和平統治這個他們征服的王國，它過去雖有光榮歷史和偉大事功，但現在為克洛維的武力所制伏。
[386]




 五、克洛維贏得哥特戰爭建立法蘭克王國(507—536A.D.)

旗開得勝的克洛維使哥特人的光榮受到羞辱，法蘭克人快速的發展讓哥特人感到嫉妒和畏懼。阿拉裡克年紀很輕就享有大名，在對手強勢作為下感到自歎不如。兩國相鄰的邊境發生很多爭執，談判沒有結果，拖延一陣後，兩國君王同意見面會商。克洛維和阿拉裡克在盧瓦爾河一個小島上舉行會議，該地離昂布瓦斯不遠。他們相互擁抱為禮，交談氣氛非常親切，一起舉行盛大宴會，分手時矢言和平與手足之情。然而，表面上的信任背後隱藏著見不得人的陰謀，充滿敵對和背叛的企圖，雙方彼此控訴，因此有必要進行最後的仲裁，但後來兩方都逃避和否認仲裁的存在。克洛維已將巴黎當成帝都，就在這裡召集諸侯和武士開會，他尋找動機和借口，千方百計要發起哥特戰爭。他宣稱：「我看到高盧大部分地區仍為阿里烏斯教派據有，內心感到惱怒不已。讓我們在上帝的幫助之下進軍去討伐他們，等征服異端教派後，我們可以佔領和分配最富裕的行省。」

法蘭克人受到遺傳的英勇以及宗教熱情的鼓舞，大聲讚許國君深謀遠慮的計劃，不論是陣亡還是征服，同樣有利可圖，他們願意獻身戰爭，不惜以死相報。這時有人發出莊嚴的誓言，若不贏取勝利絕不刮臉修面，哪怕不方便也只有忍受。克羅提爾坦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一直都極力贊成這件偉大的義舉。她提醒丈夫這番事業是建立虔誠信仰的基礎，一定可以邀得上帝的恩寵。她對於所有家僕也是如此要求。這位基督徒的英雄有高明的戰技，他用強壯有力的手臂投出他的戰斧，說道：「我要在戰斧落下的地點建立一座教堂，讓神聖的使徒獲得榮耀。」這種裝模作樣的舉動肯定會獲得正教信徒的擁戴，何況他們在私下已經建立聯繫。信徒虔誠的願望逐漸發展為勢不可當的通敵活動。阿基坦的人民對哥特暴君輕率的指控感到震驚，他竟公然指控他們更願意接受法蘭克人統治。他們熱情地追隨者羅德茲主教奎提阿努斯
[387]

 被放逐後，講道比在教區裡更能發揮影響力。法蘭克人在與勃艮第人建立聯盟後，實力增強不少。阿拉裡克為抵抗國內外的敵人而集結軍隊，數量上遠比克洛維的軍事力量強大得多。西哥特人重新開始加強訓練，他們過著長期平靜且衣食無缺的生活，早已忽略了對軍事的整備。一隊勇敢而強壯的精選奴隸伴隨主人上戰場，
[388]

 高盧的城市被迫提供協助。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統治著意大利，盡力想要維持高盧的平靜局面，或許是故意裝出有這種需要，於是挺身而出擔任不偏不倚的仲裁者。但明智的國君害怕克洛維建立如日東昇的帝國，遂基於民族和宗教的關係，肯定地做出保證要支持哥特人。

一個偶然發生或刻意安排的奇特徵兆為克洛維的遠征蒙上了一層神聖色彩，被當作他受到上帝恩寵的明確宣示，為迷信的時代所接受。他從巴黎出發，帶著崇敬的態度經過圖爾神聖的教區時，突然感到心神不寧，想到要去參謁聖馬丁的神龕。這裡不僅是高盧的聖地，也可以獲得神諭的指示。他的信使被要求特別注意，要在他進入教堂的一剎那，安排合唱團唱出讚美詩的詞句。他真是非常幸運，這些詩篇在歌頌天國勇士的英武和勝利，而他正要趕赴戰場擊滅天主的敵人，可以很容易轉用到這位新的約書亞和基甸身上。
[389]

 奧爾良為使法蘭克人的進軍獲得安全保障，特別在盧瓦爾河上架設一座橋樑。但是在離普瓦提埃約40英里的地方，維埃那河的水位高漲，使得行程受到妨害，而且西哥特人在對岸設置了營地。作戰的延遲通常會給蠻族帶來危險，因為他們在行軍的途中，會將經過地區的糧草耗用一空。現在克洛維雖然有充分的時間和足夠的物資，然而面對兵力優勢的敵人，要想構築橋樑或者強行打開一條通路，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做法。態度友善的農人熱烈歡迎他們的救星，很容易就為克洛維的大軍提供了不為人知而又沒有防備的徒涉位置。後來的傳奇故事更誇大了發現渡河點的功勞，說是一條極為壯碩而又美麗的白色公鹿，引導和催促正教軍隊的行軍。

西哥特人的軍事會議猶豫不決而又混亂不堪，一群性情粗暴的戰士狂妄無禮地誇耀自己的實力，拒絕在日耳曼的強盜面前逃走，這激起阿拉裡克要用武力來維護羅馬征服者的名聲和血統。行事謹慎的酋長提出勸告，讓他避開法蘭克人第一擊的銳氣，期望在高盧南部的各行省，會合久經戰陣和贏得勝利的東哥特人，這時意大利國王已派遣軍隊提供援助。哥特人在最重要的關頭把時間浪費在無益的商議上，過於倉促地放棄了有利的位置，緩慢而混亂的行動使他們失去了安全撤退的機會。克洛維渡過徒涉點後(後來這個地點仍稱為哈特，Hart，意為「公鹿」)，他不顧一切迅速進擊阻止敵人脫逃，夜間行軍靠高高懸掛在普瓦提埃主座教堂的上空的那閃閃發光的流星指引方向。聖奚拉裡正教繼承人的說法與現況完全一致，上天的信號可以和在沙漠裡引導以色列人的火柱相比。在這天清晨的第三時已經過了普瓦提埃約10英里，克洛維俯視下方的哥特軍隊立即發起攻擊。對手在恐懼和混亂中很快完成了防禦準備，在極端危險中重振士氣。鬥志高昂的年輕人發出鼓噪的聲音要求出戰，拒絕在羞辱的逃跑中偷生。

兩位國王相遇以後進行了決鬥，阿拉裡剋死在對方的手上。兩位哥特人奮不顧身騎馬衝上來，要為戰死的君主報仇。勝利的克洛維靠著堅固的胸甲和靈活的戰馬，才避開兩支長矛的致命攻擊。這場會戰中，陣亡士兵的屍體堆積如山，這種含糊的形容已足以讓人知道大肆殺戮的殘酷和毫無軍紀的約束。格列高利很小心地提到西多尼烏斯之子，他那位勇敢的老鄉阿波利納裡斯，在奧弗涅貴族的隊列前丟掉了性命。也許這些疑似正教信徒的人員被惡意地暴露在敵人的盲目進攻之下，也許是個人的戰功和從軍隊獲得的榮譽，戰勝了宗教的影響力。
[390]



以上就是蒙受上帝恩寵的帝國(如果可以用這個眾所周知的名稱來掩飾我們的無知)所獲得的勝利，要想預知戰事的發展或解釋所產生的各種後果，確實有很大的困難。有時一場血流成河的勝利也不過是佔領戰場而已，然而損失1萬人的敗仗，可能會在一天內毀滅一個世代的成果。經過普瓦提埃這場決定性的會戰以後，接著就是征服阿基坦。阿拉裡克身後留下一個年幼的兒子、一個可惡的敵手、相互傾軋的貴族和不忠不義的人民。哥特人剩餘的部隊不是被憤怒的群眾壓制得無法動彈，就是在內鬥中相互對立，將力量消耗殆盡。法蘭克國王毫不遲疑地繼續前進圍攻昂古萊姆，他的號角長鳴使城市的城牆像耶利哥
[391]

 那樣應聲倒塌。這種光輝耀目的奇跡不能算是迷信，而是主教派出技師在暗中將防壁的基礎挖空所致。
[392]

 克洛維在波爾多沒有遭到抵抗就佔領了這座城市，他將冬營設在此地，採取非常明智的措施，把在圖盧茲奪取的皇家金庫盡快轉移過來，通常金庫都設置在王國的都城。征服者繼續深入直達西班牙的邊境，
[393]

 恢復正統教會唯我獨尊的地位，在阿基坦設立一個法蘭克人殖民區，
[394]

 將鎮壓和掃蕩西哥特民族這些容易達成的任務，分別授予他的部將來執行。

但是意大利聰明又有權勢的國王將西哥特人納入他的保護，這時歐洲的局勢仍能保持平衡。狄奧多里克或許延後了東哥特人的進軍，但是他們奮發的努力有效地阻止了克洛維充滿野心的擴張行動。法蘭克人以及勃艮第人聯合組成的大軍，被迫在阿爾勒解圍而去，據稱他們的損失高達3萬人。這種難以預料的命運枯榮使克洛維有所收斂，願意接受一個對他有利的和平條約。西哥特人以保有塞普提馬尼亞的主權為滿足，這是一條狹長的海岸地區，從羅訥河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而阿基坦從比利牛斯山直到盧瓦爾河的面積廣大的行省，則永遠併入了法蘭克王國。

哥特戰爭勝利後，克洛維接受了羅馬執政官的榮譽職位。野心勃勃的阿納斯塔修斯也把表彰高貴地位的頭銜和標誌，頒授給最有勢力的對手狄奧多里克。然而基於很多不為人知的理由，克洛維的名字並沒有列入東方或西方的《歲時記》。
[395]

 高盧的國君在這個莊嚴的日子，頭上戴著冠冕抵達聖馬丁教堂，接受紫色的長袍和斗篷。他再從這裡騎馬前往圖爾的主座教堂，經過街道時，親自拋出大量的金幣和銀幣，作為賞賜散發給喜氣洋洋的群眾，這時大家不斷發出「執政官」和「奧古斯都」的歡呼聲。克洛維已經擁有合法的權威，獲得執政官的職位不可能為他增加任何實質的利益，執政官只是一種名義、一種幻影、一種空虛的裝飾品而已。如果征服者要得到晉陞高位所應得的古老特權，那麼他必須遵守任期一年的規定。但是羅馬人被要求尊敬他們主人的這一過時頭銜，就連皇帝也要屈尊接受執政官的名位。對蠻族來說，這等於簽訂神聖的義務，要尊敬共和國的威嚴。狄奧多西的繼承人為了獲得克洛維的友誼，只有默認高盧被篡奪的事實。

克洛維去世25年後，他的兒子和查士丁尼皇帝在簽訂的條約中，正式宣佈要授予其這項重要的職位。意大利的東哥特人沒有能力防護遙遠的國土，就把阿爾勒和馬賽這兩個城市讓給法蘭克人。阿爾勒仍舊由禁衛軍統領駐紮以裝點門面，馬賽因貿易和航海之利極為富裕
[396]

 ，相關的處理措施獲得皇家授權。查士丁尼也慷他人之慨，承認法蘭克人對阿爾卑斯山以外地區的主權，解除省民應對君士坦丁堡盡忠報效的義務，使得墨洛溫王朝的帝座建立起更合法的基礎，雖然這樣做也不見得會起到穩固的作用。法蘭克人從此開始，有權在阿爾勒大事慶祝，觀賞賽車場的比賽節目，同時還獲得一項特權——這項特權過去連波斯國王提出也遭到了拒絕——那就是發行銘刻法蘭克國王姓名和頭像的金幣，作為帝國合法的通貨。
[397]



當代一個希臘歷史學家讚譽法蘭克人在公私兩方面的德行，但偏袒得過火，就是拿來當成國內的編年史也不太適合。
[398]

 他對法蘭克人的舉止文雅和彬彬有禮讚不絕口，同時也佩服他們遵守制度的政府組織和正統教義的宗教信仰，甚至大膽斷言，一般人無法從衣著和語言方面，將這種蠻族與羅馬臣民區分開來。也許法蘭克人已經展現出社交的習性與和善的風度，像這方面的優點，不論在任何時代都可以用來掩飾原有的惡行，有時還會遮蓋卓越的本質。或許阿戈西阿斯和其他的希臘人，為軍隊的快速進步和帝國的顯赫成就而感到眼花繚亂。除了哥特人的塞普提馬尼亞行省以外，整個高盧和勃艮第在征服以後全都臣屬於克洛維的幾個兒子。他們絕滅圖林吉亞的日耳曼王國，把原來模糊不清的領地延伸到萊茵河對岸，一直深入孕育他們的森林，抵達難以通行的核心地區。阿勒曼尼人和巴伐裡亞人佔領了雷提亞和諾裡庫姆行省，一直到達多瑙河南岸，他們都自稱是法蘭克人地位卑微的諸侯。阿爾卑斯山並非有力的障礙，無法阻止法蘭克人擴張領土的野心。等到克洛維最後倖存的一個兒子，繼承和征服了墨洛溫王朝的疆域，他的王國遠大於現代法國的面積。然而現代法蘭西的技藝和政策有了長足的進步，在財富、人口和軍備方面，遠超過在克洛泰爾或達戈伯特統治下遼闊而野蠻的國度。


 六、蠻族的法律原則、司法體系及審判方式

只有法蘭克人或稱法蘭西人，才是歐洲唯一有資格自詡為西部帝國征服者不朽基業的繼承人。但是在他們征服高盧以後，緊接著就陷入了10個世紀的混亂和愚昧。由於學術的復興，學生接受雅典和羅馬學派的教育，輕視蠻族出身的祖先；他們充滿耐心、勤奮工作，準備所需要的材料以滿足或激發他們對更為輝煌的遠景的好奇心，在達成這個目標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已經悠然消逝。
[399]

 批評和哲學的眼光終於指向法蘭西的古代事物，但即使是哲學家也沾染了自以為是和泛情緒化的通病。有關高盧人的奴性以及他們與法蘭克人之間自願而平等的聯盟關係，成為非常極端而獨特的體制，被很草率地相信並固執地為其辯護。有兩派人毫無節制地相互指控，說是對方陰謀反對群眾的權利、貴族的地位和人民的自由。然而尖銳的衝突有利於運用知識和天才的反對力量，每個對手在交互受到壓制和獲得勝利以後，可以根除一些古老流傳的謬誤，建立若干顛撲不破的真理。一個不帶偏見的陌生人，從他們的發現、他們的爭辯，甚至他們的謬誤所傳授的指導中，掌握一些原始的材料，可以描述出在高盧臣服於墨洛溫王朝國君的武力和法律之後，羅馬省民所面對的情況。

不論怎麼說，人類社會處於蒙昧未開而且奴役成性的極端落後狀況，乃是被若干一成不變的常用規則所限制。塔西佗逐項敘述日耳曼人原始的純樸天性，發現公眾和私人生活中一些永久的原則或習慣，保存在忠實信守的傳統之中，一直到文字和拉丁語的傳入才有所改變。
[400]

 早在墨洛溫王朝建立國王的推選制度之前，法蘭克人是最有勢力的家族或部落，就指定了四位德高望重的酋長草擬《薩利法典》。
[401]

 他們辛勞的成果經過三次人民大會的審查和核定，等到克洛維接受洗禮以後，發現有些條文與基督教產生矛盾或無法並存，就根據需要視當時的狀況加以改進。克洛維的幾個兒子對《薩利克法典》再度正式修正，達戈伯特在位時終於將法典以目前的形式經過訂正以後頒布，這時法蘭西君主國建立已經有一百年之久。

就在這個時期，《裡普利安習慣法》重新改寫後刊行，查理曼本人是那個時代和自己國家的立法者。要是對於這兩部民族法典進行深入的研究，可知有關條款仍舊在法蘭克人中盛行一時。
[402]

 同樣的關懷也延伸到屬國，墨洛溫王朝的國王運用最高權力，對阿勒曼尼人和巴伐裡亞人簡陋的法規，非常用心地重新編修再予批准。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比法蘭克人更早征服高盧，他們卻缺乏耐性創立這方面的成就，須知法律是文明社會最基本的福祉之一。尤里克是第一個哥特君主，將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形諸文字，然而勃艮第人的法律著眼於政策的要求而非司法的公正，為的是安撫高盧臣民在重負下的痛苦，想要重新獲得他們的擁戴。因此，基於奇特的巧合，在日耳曼人架構出非常單純的法規的同時，羅馬人精心發展的司法體系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我們可以就《薩利克法典》和《查士丁尼羅馬民法彙編》來比較兩者之間最初發軔與完全成熟的民智。無論是否有人堅持一己之見認為野蠻的習性更為優越，我們在冷靜考量後，還是認為羅馬人具有無可超越的優點，不僅在於科學和理性，更在於他們所體現的人性和公正。然而蠻族的法律適應於他們的需要和意願、行業和能力，他們從最初的所作所為到後來的一切建樹，都致力於保持社會的和諧與促進社會的發展。墨洛溫王朝並沒有對形形色色的臣民強制律定統一的行為準則，而是允許帝國每個民族甚至各個家庭自由運用他們自身所擬訂的規定。羅馬人也不會被排除在合法的寬容精神所帶來的共同福祉之外。子女要接受父母的法律，妻子要接受丈夫的法律，而自由奴要接受庇主的法律。在所有的法律案件中，任何地方任何民族所屬的當事人，作為原告或是控訴者必須遷就被告的法庭，而被告經常請求司法給予自由心證的權利，可以被認定為無罪。如果一個公民當著法官的面，公開聲明他想活在何種法律之下，選擇他想歸屬的民族團體，這樣就能擁有更寬廣的自由空間。像這種非常特定的恩惠，可以廢除勝利所帶來的不公正差別待遇。但這些權利要靠自己去爭取，蠻族養成的自由意志和尚武習性佔有莫大的優勢，羅馬省民習慣了敢怒不敢言，就他們的條件而言只會選擇忍受痛苦。
[403]



當鐵面無私的法庭要處死一個謀殺犯時，等於是在保證每個平民都有不容侵犯的權利。法律、官吏和整個社區都在護衛個人的人身安全，但是在日耳曼結構鬆散的社會中，報復行為被視為光榮之舉，通常會受到人們的認同和讚許。獨立不羈的武士自己動手責罰或是提出辯護，對別人施予傷害或是接受傷害。要是他出於自私的行為或憤怒的情緒，使敵人成為不幸的犧牲品，這時他畏懼的只是死者子孫和親友的憎恨所引起的報復。官吏自知缺乏制裁力量，過於軟弱，介入之後無法懲處而只能調解。要是能說服或強迫爭執的兩方，付出和接受相當金額作為「血錢」
[404]

 ，對於這種處理的方式就已經感到滿足。法蘭克人的脾氣凶暴，反對嚴厲的判決和處罰，藐視無效的約束力量。他們純樸的作風被高盧的財富腐化後，因一時衝動或有意為之而犯下罪行，不斷侵犯公眾的安寧。任何一個主持正義的政府，對於謀殺一名農夫還是一個君主，都會處以相同的刑責。但法蘭克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展現出種族的偏私和不公，這是征服帶來的最大凌辱和暴虐。
[405]



在平靜地制定法律時，他們嚴正宣稱蠻族的生命比羅馬人更有價值。法蘭克人出身的地位顯赫的人士被稱為安特盧斯遜
[406]

 ，他們的身價提升到600個金幣；高貴的省民獲得與國王同桌用餐的榮幸，但合法謀殺他們只要付出300金幣的代價。謀殺一個法蘭克人在通常的條件下賠償200金幣就綽綽有餘，但低賤的羅馬人處於羞辱和危險的處境，賠償的數額少到只有100或50金幣。在這種狀況下，法律不能提供任何公平和理性的原則，公眾要想得到保護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實力。但立法者其實是經過權衡後才如此制定，立法的原則不是基於公平正義而是合乎策略需要，那就是拿損失一個士兵或一個奴隸來做比較。傲慢而貪婪的蠻族用高額的罰鍰來保護自己的頭顱，對於毫無防護能力的臣民則只提供少得可憐的幫助。時間可以逐漸消除征服者的倨傲作風，以及被征服者的忍讓態度。經驗帶來的教訓告訴最勇敢的公民，他可能會受到比他施加於人更為嚴重的傷害。等到法蘭克人的言行舉止稍減剽悍之氣，他們的法律也更為殘苛。墨洛溫王朝的國王想要傚法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用公正的態度厲行嚴刑峻法。
[407]

 在查理曼帝國時代，謀殺通常會被判處死刑，現代歐洲的司法體系處以極刑的案例有增無減。
[408]



君士坦丁將治民和領軍的權責加以區分，蠻族又再度合併兩者的職權。條頓口音刺耳的稱呼，也改用聲調柔和的拉丁頭銜，像是公爵、伯爵和統領。就是這些官員在管轄的地區內指揮部隊、推行政務和主持審判。
[409]

 態度蠻橫而大字不識的酋長，很少能有資格執行法官的職責，因為擔任法官要有明智的理念和充分的才能，經驗的獲得和學識的增進在於辛勞的教導和栽培。所以就酋長而言，粗魯而又無知迫得他們採用簡便而易明的方法對審判的案件做出裁定。每一種宗教的神明都能被用來肯定證人所言屬實，或是懲罰偽證的謊言。但是日耳曼的立法者過於單純，對於這種有力的工具造成誤用或濫用的現象，有關係的被告只要有一群友善的證人在法庭出現，嚴正宣告他們相信被告或提出保證，就可以證實他的清白並判定無罪。無罪判決所需的法定證人的數量由起訴罪名的輕重來決定。72位證人異口同聲的證詞，就可以釋放一個縱火犯和殺人兇手。

當法蘭西皇后的貞潔引起懷疑，300位挺身而出的貴族毫不遲疑地宣誓作證，年幼的君王確實是她去世丈夫所出。
[410]

 頻繁和明顯的偽證的罪行和醜聞，使得法官去除這些危險的誘惑，並用著名的水與火的實驗來判定證詞的真偽。這些異乎尋常的審訊是那麼難以捉摸，以至於在很多案件當中，要不是奇跡介入就無法證實被告到底是有罪還是清白無辜。像這類奇跡完全是出於欺騙和無知，然而使用如此簡單明瞭而又絕對可靠的方法，即使是最錯綜複雜的案件也很容易水落石出。狂暴的蠻族拒絕接受官員的裁定，對於上帝的判決只有啞口無言地聽從。
[411]



決鬥審判在一個黷武成性的民族中，逐漸獲得大眾的認同和法定的權威，他們不相信勇敢的戰士應該死去而膽小的懦夫反能偷生。
[412]

 不論是在民事還是刑事訴訟程序中，原告還是控訴者、被告甚至是證人，在缺乏合法的證據時，都要面臨對手致命的挑戰。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義務，要不就放棄這個控案，不然就得公開在比武場的決鬥中維護自己的榮譽。他們按照所在國家的習慣，可以實施徒步戰鬥或是馬上對決。
[413]

 至於決定用刀劍還是長矛，要經過天意、法官或人民的批准。這種血腥的法律是由勃艮第人引進高盧的。阿維圖斯提出指責和抗議以後，他們的立法者甘多柏德不惜親身回答。
[414]

 這位勃艮第國王對他的主教說道：「你的說法不對。國家的戰爭和私人的決鬥都要接受神的裁決，主難道不是應該將勝利賜予堅持正義的人士嗎？」

基於這種論點佔有優勢，荒謬和殘忍的決鬥被看作是一種審判的方式，特別是在日耳曼的一些部族中非常盛行，很快傳播開來，為歐洲所有君主國採用，從西西里一直到波羅的海。經過10個世紀以後，合法暴力的時代還沒有完全消逝。聖徒、教皇和宗教會議對這一行為的譴責都沒有奏效，這似乎可以證明迷信的影響力已經減弱，也可能是與理性和人道結合以後造成的反常現象。法庭沾染無辜者和受尊敬市民的鮮血，法律現在向富人示惠而屈服於強者。那些衰老、弱小和怯懦的人們，不得不拋棄最合理的要求和權利，以免在不公平的搏鬥中遭遇危險而被判定有罪，再不然就要依靠僱用的打手給予令人懷疑的協助。這種壓迫性的判處形式被強加於高盧省民頭上，對他們人身和財產造成傷害，導致怨聲載道。不論個人的力量和勇氣能到達何種程度，勝利的蠻族喜愛武器而且經常練習，無形中就要高人一等。被征服的羅馬人被不公正地傳喚，一再進行血腥的鬥爭，先天就處於不利的地位。
[415]




 七、蠻族據有高盧後的土地分配和社會狀況

從前有12萬貪得無厭的日耳曼人在阿里奧維斯圖斯的指揮下渡過萊茵河，侵吞塞昆奈三分之一肥沃的土地供他們運用。征服者還施壓要求再加三分之一，作為用來安置2.4萬蠻族的新殖民區，他們受邀前來高盧分享豐碩的收成。過了500年後，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打算為阿里奧維斯圖斯的失敗報一箭之仇。他們同樣篡奪了臣民三分之二的土地，已超過應有的比例，但分配的狀況並沒有遍及整個行省。獲勝的民族要遷移過來，地點基於他們自己的選擇和領導者的政策，所以只限於幾個特別的區域。在這幾個區域內，每個蠻族都受到一些羅馬省民慇勤的接待，使他們能夠緊密聯繫在一起。地主被迫將三分之二的產業放棄給這些不受歡迎的來客，但日耳曼人無論是牧人還是獵人，只有寬廣的森林和草原才能讓他們感到滿足，所以有時會放棄面積很小但更值錢的土地，將之給予願意辛勤工作的農人。
[416]



古人和相關證詞的沉默支持了此種論點，那就是法蘭克人強佔土地時並沒有用合法的方式來緩和或掩飾。他們分散在高盧所有的行省，根本不遵守法令和管制。每個勝利的強盜根據自己的意願、貪婪和實力，用刀劍定出他要繼承的土地範圍。在他們統治初期，蠻族想要施行任性而為的掠奪，但克洛維擬定堅定不移且手腕高明的政策，抑制了這種強橫不法的風氣，不致加重受壓迫人民的不幸，也使得征服者能維持團結和紀律。極為著名的蘇瓦松之瓶，就是奪取高盧的戰利品加以分贓的證據，克洛維有責任和義務為勝利的軍隊賜予報酬，安置人數眾多的民族，無須對高盧忠誠的正教信徒施加惡意和過多的傷害。他可以從皇家的財產中合法獲得大量經費，也可以從對高盧的征服中得到無人繼承的土地，這樣就能減少豪奪和籍沒的酷苛需要。卑順的省民平均分擔損失後，在可容忍的範圍之內只有默默承受。
[417]



墨洛溫王朝君主所創造的財富存在於廣闊的領土上，他們在征服高盧以後，仍舊像祖先那樣喜愛簡樸的田園生活，放棄城市任其荒廢沒落。他們發行的錢幣和各種特許狀，以及舉行宗教會議時所做的記載和銘刻都使用鄉村的名字，而且他們一直住在位於鄉間的宮殿中。像這樣的宮殿共有160處，散佈在王國的各行省。雖然有宮殿的稱呼卻沒有人為修飾和奢侈豪華的感覺，有人對它冠以城堡的尊稱，但事實上將它看成舒適的農莊更為恰當。留著長髮的國王所居住的府邸，四周有進出方便的院落和畜捨，裡面飼養牛只和家禽，園裡種植各種蔬菜。各種手藝和買賣，農田的耕種以及漁獵的收穫，只要是奴隸所擔任的工作，全部都成為君主的收益。他的庫房堆滿糧食和酒類，可以出售或自用，整個管理工作遵照私人理財的嚴格規定。
[418]



克洛維和他的繼承人用龐大的家產收益，供應慇勤待客的需要，賞賜忠心而又勇敢的伴護和隨從，這些人無論在戰時還是平時，都能夠赴湯蹈火為君主提供個人的服務。每一個伴護被賜予的報酬不僅是一匹馬或一副胄甲而已，而是按照階級、功績或受到寵愛的程度，被授予一塊采邑。采邑最早得名於獲得土地所有權的簡單方式。國君視心情的好壞來決定是否讓他擁有采邑，而且這種特權的基礎很薄弱，完全視國君個人是否慷慨而定。但是這種因人而定的土地所有權期限逐漸遭到廢止，
[419]

 法蘭克獨立而貪心的貴族建立起合法的制度，把封地當成永久的財產並加以繼承。所有權不穩固的主人會使得土地受到濫用或被忽略，這樣的變革倒是會帶來好處。
[420]

 高盧除了劃給皇家和特定受益人的產業之外，還有很大部分在分配以後成為保有絕對所有權的土地，或稱為薩利克人用地，可以免付貢金，這些薩利克人用地之後為法蘭克人男性後裔所分享。
[421]



墨洛溫王朝的帝繫在血腥的內鬥中無聲無息地衰落。各行省崛起一批新即位的暴君，他們被稱為「領主」，篡奪統治的權力，對所在地區的臣民進行毫無忌憚的壓迫。勢力相當的對手帶著敵意抵抗，可以抑制有野心的暴君，但是法律的力量已經失去作用。褻瀆神聖的蠻族敢於無視聖徒或主教的報復，
[422]

 毫不尊重粗俗而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鄰國的主權。日耳曼人征服者喜愛狩獵，將之當成最重要的娛樂——對於公眾或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環境使用權，羅馬的法學觀念認為應屬大眾共同所有，但是他們卻對其加以嚴格的限制。人類凌駕於地球、空氣、水中的野生居民的模糊統治權，只限於人類之中一些特別幸運的個體。高盧再度為森林所覆蓋，動物要保留為領主的消遣所用。如果獻慇勤的家臣蹂躪田野，也不會受到任何處罰。狩獵是貴族和僕從所具有的神聖特權，身為平民的違反者會受到鞭笞和入獄的合法責罰。但是在一個很少有作品提到的市民生活的時代，在皇家森林的區域內殺死一頭公鹿或野牛，都是很重的罪行。
[423]



按照古代戰爭的通用原則，征服者成為他所制伏和赦免的敵人的合法的主人。
[424]

 對個人的奴役起於有利可圖的動機，羅馬承平時代會加以抑制，現在因獨立的蠻族有無法化解的敵意，不僅再度恢復而且更為猖獗。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蘭克人從獲勝的遠征中歸來，拖著一長串的牛羊和俘虜，俘虜所受的待遇慘不忍睹。舉止文雅和神態聰明的年輕人，可留在家庭裡服役，但這要視主人的情緒而定，他們可能會受到寵愛也可能遭遇殘酷的虐待。有用的匠人或是雇工(像是鐵匠、木匠、裁縫、鞋匠、廚子、園丁、染匠和金銀器匠等等)施展技術為主人服務、賺取利潤。羅馬俘虜沒有技術而只能做粗活，根本不管過去是什麼階級，被蠻族打發去照顧牲口或耕種田地。

世襲的農奴完全依附於高盧的田地，新近得到供應所以數量一直在增加，受奴役的人民有時會因不可靠的恩惠而獲得解放，但更多人受到貪婪專制的壓迫，這完全要視領主的情況和脾氣而定。領主掌有農奴絕對的生死大權，領主嫁女兒時，常有一大批負責各種事務的下人，被鐵鏈鎖在大車上防止逃走，當成嫁妝送到遙遠的外國。
[425]

 羅馬法律的威嚴保護每個公民的自由權利，防止公民因不幸的災難和陷入絕望之境而輕生。墨洛溫王朝國王的臣民完全沒有個人的自由，這種合法的自裁行為，用最可恥的條款表現出來，完全是在扼殺人性的尊嚴。窮人通過犧牲所有使人生美滿的事物來換取活下來的希望，這種方式逐漸為膽怯的弱者和虔誠的信徒所倣傚。在社會秩序動盪的時代，他們投身有勢力的酋長，畏縮地擁擠在城垛的庇護下，或者追隨深得民心的聖徒，圍繞在神龕四周。他們表現出全心全意的降服，為塵世或精神的庇主所接納。他們匆忙辦理賣身投靠的手續，以致無可挽回地固化了自己所處的地位，連帶後代子孫都受到約束。

從克洛維統治開始，一直延續了5個世紀，高盧的法律和習慣絲毫沒有改變，一直致力於增加賣身為奴之人的數量，同時要固定奴役的年限。時間和暴力幾乎要消滅社會的中間階層，在貴族和奴隸之間只留下隱約和狹小的空隙。這種武斷的區分被傲慢和偏見轉變為民族之間的差別待遇，這種區分是由墨洛溫王朝的軍隊和法律的力量造成的。貴族認為他們的血統來自於獨立和勝利的法蘭克人，就會濫用征服者無可抗拒的權力，凌越俯伏在地的奴隸和平民，將之歸於高盧人和羅馬人假想中的可恥家世。


 八、高盧的羅馬人在蠻族統治下所受的待遇

征服者把法蘭西這個名字強加在他所統治的國土之上，提到法蘭西的一般狀況和變革，就要舉出一個行省、一個主教轄區或是一個元老院議員家庭的特殊例子。高盧所有獨立的國家和城邦之中，奧弗涅從前一直維持著卓越的地位，勇敢進取和人數眾多的居民保有一件非常獨特的戰利品，那就是愷撒本人的佩劍，是他在熱爾戈維亞的城牆前面被擊退時留下的。
[426]

 由於都是特洛伊人的後裔，他們認為與羅馬人的聯盟是一種手足之情。若每個行省都能傚法奧弗涅的勇氣和忠誠，西部帝國就不會滅亡，至少也可以拖延一段時日。等到他們抱著勉強的態度宣誓效忠西哥特人，也始終能夠緊守自己的諾言，當他們最勇敢的貴族在普瓦捷戰役中捐軀沙場，他們毫無抵抗地接受了勝利的正統教徒統治者。

克洛維的長子狄奧多里克輕易完成了征服行動，收穫極為豐碩，但遙遠的行省與他統治的奧斯特拉西亞兩相分離，中間還有蘇瓦松、巴黎和奧爾良王國，在他父親死後為三個弟弟所繼承。巴黎國王奇爾德伯特對鄰接的奧弗涅那富饒的國土起了覬覦之心。
[427]

 奧弗涅的高地區域從南部慢慢升起直達塞文山脈，顯現出森林和牧場豐富多彩的景象，山坡的兩側覆蓋著葡萄園，每一處山巔都有村莊或是建造的城堡。奧弗涅的低地部分，阿列河流過優美而寬闊的利馬涅平原，土壤極其肥沃，能夠不停供應產量龐大的作物。根據一份偽造的報告，說是合法的統治者在日耳曼被殺，奧弗涅的城市和主教轄區被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的孫子出賣，奇爾德伯特為運用秘密手段獲得勝利而竊喜不已。

然而在整個民族即將進行勃艮第戰爭時，狄奧多里克生性自由的臣民提出威脅之詞，要是他一味只顧發洩個人的憤恨，就要拋棄他的旗幟脫離他的陣營，但法蘭克人很快為國王雄辯的口才說服。狄奧多里克說道：

跟隨我去攻打奧弗涅!我會帶領你們前往那座行省，在那裡你們可以獲得黃金、白銀、奴隸、牲口和華貴的服飾，能夠滿足大家的願望。我再次向各位提出承諾，我會將那裡的人民和他們的財富當成獵物贈予你們，讓你們心滿意足帶回自己的家園。

為了達成他的承諾，狄奧多里克失去了一個民族對他的忠誠，何況這個民族已成為亟須毀滅的對象。他的部隊在日耳曼最凶狠的蠻族增援下，使奧弗涅產物豐盛的田園化為一片赤土。只有一座堅強的城堡和一個神聖的神龕，這兩處地方在蠻族燒殺擄掠的暴怒中獲得保全和救贖。梅羅利阿克堡
[428]

 坐落於險峻的山巖上，從平原拔地而起高達百英尺，整個工事範圍之內有個巨大的蓄水池和若干可耕種的土地，法蘭克人帶著羨慕和失望的神情注視著無法攻克的堡壘。他們突擊了50餘位落伍的人員，俘獲的人數眾多，使他們感到供應的壓力，於是開出微不足道的贖金，讓這些可憐的受害者在生死之間可以做個選擇。殘酷的蠻族原本想把他們看作是反抗的守備部隊，全部殺光一個不留。還有一支特遣部隊揮軍深入布萊維斯或布裡尤德，當地居民帶著值錢的財物，前往聖朱利安的聖所尋求庇護，教堂大門緊閉，可以抵抗攻擊的隊伍。有個勇敢的士兵從唱詩班的窗戶翻進去，為同伴打開進入的通道，教士和民眾及祭壇上神聖的法器，全部被當成戰利品擄走，在離布裡尤德不遠的地方進行褻瀆神聖的分贓。但克洛維信仰虔誠的兒子，對於這種大不敬的行為施以嚴厲責罰，處死罪孽深重的為首分子，其餘查不出姓名的從犯只有留給聖朱利安報復。他將這些俘虜全部釋放，送回被搶劫的物品，擴大庇護的權力，將神聖殉教者墳墓周圍5英里的地面都包括在內。

奧斯特拉西亞的軍隊從奧弗涅撤走之前，對於這個只能靠著畏懼來限制他們產生憤恨之心的民族，狄奧多里克堅持要求他們立下將來為其效忠的誓言。於是一隊出身高貴的青年被選出，他們都是元老院最重要議員的兒子，將他們解送到征服者那裡充任人質，作為奇爾德伯特和他的同胞誠信的保證。等到戰爭爆發或是有陰謀活動的謠言在流傳，這些無辜的青年立即被貶為奴隸，其中一個名叫阿塔盧斯
[429]

 ，他的冒險事跡值得我們加以敘述。等他被送到特裡夫地區為主子養馬後，他的祖父是朗格勒的格列高利主教，派出密探經過辛苦搜尋，終於發現孫子在擔任下賤的工作。但格列高利主教提供的贖金，受到貪婪蠻族的嚴詞拒絕，他們要求主教支付10磅黃金的天價，才肯釋放出身高貴的俘虜。

後來是利奧堅持不懈的計謀才使他獲得解救，而利奧是在主教廚房工作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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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不知情的奴隸販子很輕鬆地就把利奧推薦到阿塔盧斯主子的家中，蠻族用12個金幣買下利奧，當知道憑著他的手藝可以享受主教餐桌的奢華和美食時非常高興，於是這個法蘭克人說道：「我在下禮拜天要宴請鄰居和親戚，你要拿出本事來，讓他們見見世面，享受國王的宮廷都得不到的招待。」利奧向主人提出保證，只要提供足夠數量的家禽一定會達成要求。主人真切希望獲得好客的名聲，貪吃的客人對他的烹調讚不絕口，手段高明的利奧逐漸獲得信任，負責管理家事。過了一年後，他很謹慎低聲地將他的計劃告訴阿塔盧斯，囑咐他在次晚準備逃走。到了午夜，這些酒醉的客人都離開了餐桌，利奧陪伴法蘭克人的女婿到他的居處作長夜之飲，好將他灌醉以免誤了大事。這個膽大包天的奴隸在完成各項危險的安排以後，進入主人的寢室把他的長矛和盾牌拿走，到馬廄把跑得最快的兩匹馬牽出來，拔開門閂，打開沉重的大門，勉勵阿塔盧斯要想逃得性命和獲得自由，就要不顧一切迅速飛奔。

他們後來擔心被發覺，就把馬匹留在默茲河的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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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渡過河流，在鄰近的森林裡走了三天，靠著偶然發現的一株野生李子樹維持生命。他們躲在濃密的灌木叢中，聽到馬群經過的聲音，對主人滿面的怒容感到驚怖，聽到他的宣言更是憂慮不已。要是犯罪的流亡者被抓到，有一個會被他用刀當場砍成肉泥，另一個會用絞架吊死。最後，阿塔盧斯和忠心耿耿的利奧到達蘭斯一個友善改信者的住所。主人用麵包和葡萄酒恢復他們衰弱的體力，把他們藏匿好免得被敵人搜出來，安全引導他們越過奧斯特西亞王國的邊境，抵達朗格勒的主教府邸。格列高利帶著眼淚和歡笑擁抱他的孫子，全家人都感激利奧把阿塔盧斯從奴隸的枷鎖中拯救出來，然後賜給利奧一座農莊，使他的餘生過著幸福和自由的生活。這個很獨特的經歷是阿塔盧斯親自告訴他的表弟或侄兒，所以情節非常真實而且動人，而他的表弟或侄兒是第一個法蘭克人歷史學家。圖爾的格列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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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死後60年，所遭到的情況非常類似，都是土生土長的奧弗涅人，都是元老院議員，也都是主教。因此，兩者風格與感情的不同呈現出高盧的衰落，而且很明確顯示，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人類的心靈已經喪失了多少活力和教養。
[433]



各種矛盾對立或有意為之的訛傳，能夠緩和或誇大高盧的羅馬人在墨洛溫王朝統治下所受的壓制，我們現在有辦法識別其中的不實之處，可以不加理會。征服者從未頒布過任何有關奴役或籍沒羅馬人的普遍性詔書，但是一個墮落的、會用文雅與和平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來為自己的軟弱找借口的民族，在凶狠蠻族的武力和法律之下，他們的財產、自由和安全必定會受到無禮的侵犯。某些人受到的傷害是極個別的、非常規的，絕大多數羅馬人在變革以後還能倖存，仍舊保有財產和市民的特權。他們的土地有相當大部分為法蘭克人強行取走，能夠保有剩餘的產業並豁免貢金倒也是件好事。同樣無法抗拒的暴力掃過高盧的各種行業和生產製造，摧毀皇家專制政府精心策劃和所費不貲的行政體系。省民經常為《薩利克法典》或《裡普利安習慣法》的野蠻司法制度而痛心不已，但是與私人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婚姻、遺囑和繼承，還是遵從《狄奧多西法典》的規定。

一個心存不滿的羅馬人能夠表明個人的願望，可以追求或是屈就蠻族的頭銜和地位，可以獲得國家的榮譽以滿足個人的野心。羅馬人的教育和稟性使他們特別有資格擔任政府的職務，很快產生好勝之心重燃對軍事的熱情，可以與勝利的日耳曼人一起在隊列裡行軍，甚至率領一支部隊。我不打算列舉將領和官員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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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證實墨洛溫王朝寬容大度的政策。勃艮第最高指揮官的職位加上大公的頭銜，連續委任給三位羅馬人，最後一個是權勢極大的馬摩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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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拯救了君主政體的同時，也帶來了動亂不安，出任奧頓伯爵這個職位時排擠他的父親，後來在金庫留下30泰倫的黃金和250泰倫的銀塊。在幾個世代裡，生性蠻橫和大字不識的蠻族，被排除在教會的高位和神職之外。高盧的教士幾乎為土生土長的省民所包辦，有些甚至高居尊貴的主教職位，傲慢的法蘭克人不得不俯伏在臣民的腳下。

戰爭中損失的權力和財富在宗教的迷信中逐漸恢復，在與塵世有關的事務中，《狄奧多西法典》是教士通用的法律，而蠻族的司法制度可以放心地用來保障個人的安全。一個副輔祭就抵得兩個法蘭克人，安特盧斯遜與神父受到同樣的尊重，而主教的生命遠高於一般標準，受到重視的程度可達900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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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人用基督徒的宗教和拉丁人的語言與征服者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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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相較於奧古斯都時代和使徒時代的簡明純潔，他們的語言和宗教已經墮落到極為不堪的地步。迷信和野蠻的發展迅速而普遍，對聖徒的崇拜蒙蔽了平民的眼光，讓他們不再注視基督徒的上帝。條頓語的字句和發音，使農民和士兵粗俗的方言受到影響而產生訛誤，然而像神聖的宗教儀式和社交的往來仍然使用拉丁語言，這就根除了出身家世和戰爭勝利帶來的差別待遇。高盧的民族在法蘭克人徒有虛名的政府統治下，逐漸變得無所適從。

法蘭克人與高盧的臣民混雜以後，能夠提供人類最有價值的禮物，就是法治的自由精神所形成的體系。國王的繼承來自世襲但權力受到限制，在他之下，首長和律師可以在巴黎原來愷撒居住的宮殿進行討論。鄰近的場地是皇帝校閱傭兵兵團之處，現在被用來召集自由人和武士舉行立法會議。在日耳曼的森林裡勾畫出的簡陋的模式，可以借重羅馬人在民治方面的智慧加以修飾和改進，但小心謹慎的蠻族要保障個人的自由獨立，對政府的苦心投以輕視的眼光，每年3月的年度會議只有無疾而終。高盧的征服造成民族的分裂，幾乎到達完全瓦解的程度。
[438]

 這樣一個君主體制在司法、軍備和稅務方面沒有留下任何建樹，克洛維的繼承人在人民放棄立法和行政的權責後，既沒有決心也沒有實力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只是利用皇家的特權任意地掠奪和謀殺。喜愛自由使得毫無王法的法蘭克人藐視秩序，而又期望享有不受懲罰的赦免權，這使得個人的野心受到鼓舞，帶來恥辱的後果。

在克洛維死後75年，他的孫子勃艮第國王貢特朗，派遣軍隊侵入哥特人據有的塞普提馬尼亞或稱朗格多克地區。勃艮第的部隊、貝裡、奧弗涅和鄰近地區都為有希望獲得戰利品而興奮不已。這群烏合之眾在日耳曼或高盧伯爵的旗幟下進軍，攻擊的力量極為衰弱以致毫無成效。然而無論是友善還是敵對的行省，在不分好壞的狂暴行動下變得殘破不堪。麥田、村莊甚至教堂都被放火燒燬，居民遭到屠殺或被拖走成為俘虜。在秩序大亂的撤退中，5000名缺乏人性的蠻子死於飢餓和自相殘殺。等到虔誠的貢特朗譴責首領們的罪行和疏忽，威脅要對其即刻處以極刑而不是合法的審判時，他們將不幸的狀況歸咎於民眾無可救藥的墮落和腐化。這些首領說道：「沒有人再畏懼或尊敬國王、公爵或是伯爵。每個人都愛做壞事，毫無顧忌地從事犯罪的勾當，稍為加以糾正就會立刻激起暴亂。如果行事魯莽的官員竟敢指責或制止這些叛逆的臣民，很難活著逃過他們的報復。」就是這同一個民族，用令人髮指的惡行顯示出過度濫用自由的結果，後來卻能用榮譽和人道的精神來彌補過失，現在服從一個絕對權力的君主，從而獲得安慰和尊榮。


 九、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建國和施政作為

西哥特人將絕大部分高盧所有權捨棄給克洛維，但是他們的損失在輕易的征服行動中獲得豐碩的補償，能夠安全享有西班牙的行省。哥特人開始建立君主國家，很快併吞加利西亞的蘇伊威王國，使現代的西班牙人仍舊能滿足民族的虛榮心，但是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既沒興趣也無義務，追述他們編年史上瑣碎而貧瘠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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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聳的比利牛斯山脈將西班牙的哥特人與其餘的人類隔絕，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規章制度與一般日耳曼部族的相同之處，已經有所說明。我預先在前一章提到有關教會的重要事件，就是阿里烏斯教派的滅亡以及猶太人受到的宗教迫害，下面僅敘述若干有關西班牙王國的民事和教會制度的有趣情節。

法蘭克人和西哥特人從偶像崇拜和異端邪說改信正統教義以後，決心對迷信與生俱來的災禍和無意獲得的福祉，表示出同樣順服的態度。但是法蘭克王國的高級神職人員早在墨洛溫王朝絕滅以前，就已經腐化成為戰鬥和狩獵的蠻族。他們對宗教會議的用處抱著藐視之心，忘記自製和守貞的戒律，把僧侶修道誓約的公益置之不顧，情願沉溺於個人的野心和奢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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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的主教潔身自愛所以才能獲得大眾的尊重，他們緊密團結就能掩蓋所犯的惡行，穩固在塵世的權威。教會有合於情理的紀律規範，就能用和平、秩序和穩定引導政府的作為。從第一個信奉正教的國王雷卡瑞德，到不幸的羅德裡克再到隨後接位的威提札，連續召開16次全國宗教大會。6個大都市托萊多、塞維爾、梅裡達、布拉加、塔拉戈納和納博訥，分別由資深總主教擔任主席，會議由所屬主教組成，如果自己不能參加也可派出代表，同時要留下一個位置給最神聖最富有的西班牙修道院院長。在前三天的會議中，大家熱烈討論教會有關教義和紀律的問題，俗家人士不得參加他們的議程，而這些過程都在莊嚴的儀式下進行。第四天的早晨打開大門，迎進皇宮的高階官員、行省的公爵和伯爵、城市的法官和哥特貴族，經由人民的同意批准天國的教令。省民大會也採用類似的規定，授權年度宗教會議聽取人民的訴願，可以補救受到冤屈的判決。

西班牙的教士發揮出極大的影響力，支持一個合法的政府。以往在每一次的變革中，主教總是時刻準備著奉承勝利者以及羞辱敗亡者，盡力燃起宗教迫害的火焰，使法冠凌駕於皇冠之上，辛勤的工作獲得很大的成就。在托萊多的全國宗教大會中，蠻族的自由精神受到教會政策的安撫和指導，為了國王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制定若干見識卓絕的法律。王座虛懸時由主教和內衛軍共同決定接位人選，等到阿拉裡克帝系斷絕以後，帝王的寶座仍舊限於血統純正和出身高貴的哥特人。教士為合法的君王舉行神聖的塗油儀式，總是推薦或親自履行忠誠的職責。臣民如果敢抗拒國君的權威、密謀奪取國君的生命，或是與國君遺孀不道德地結合，完全違反守貞的節操，教士就會發出宗教的譴責。但是國君在登上寶座以後，就會受到人民與上帝相互誓約的限制，他必須對得起他們對他的信任，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國王施政工作最大的缺失，無論出於事實還是想像，在於受到有勢力的貴族階層的控制。主教和內衛軍受到基本特權的保護，那就是不得罷黜、入獄、刑求或處死他們，除非經過同儕自由而公開的審判，才可以處以流放或籍沒。

在托萊多召開一次立法會議，對於從殘暴的尤里克到虔誠的伊基卡，連續幾位哥特國王所編纂的法典，進行審查以後加以核定。長久以來西哥特人滿意於祖先遺留下的極為簡陋的習慣法，縱容阿基坦和西班牙的臣民仍舊享用羅馬法。經過幾個世代在技藝、政策和宗教方面的改進，激勵他們模擬或取代外來的制度，擬定有關民事和刑事訴訟程序的法典，施用於人數眾多而又團結合作的民族。同樣的義務和特權頒授給西班牙君主國的各民族，征服者在不知不覺中拋棄條頓土語，情願接受平等所帶來的約束，提升羅馬人的地位，讓他們共享自由的權利。在西哥特人統治下，這種公正無私的政策所產生的優點，由於西班牙所處的特別位置而得以發揚光大。基於宗教方面無法妥協的差異，省民長期與阿里烏斯教派的主子形成離心離德的局面。等到雷卡瑞德改變信仰，才破除正統教會所秉持的成見。無論是大西洋還是地中海的海岸地區，仍然為東部皇帝所有，他們在暗中煽動不滿的民眾，要除去蠻族加在身上的枷鎖，極力鼓動他們要維護羅馬公民的名聲和尊榮。要讓產生疑慮的臣民保持忠誠，最有效的方式是使他們自己相信，他們在叛亂中所冒的風險，大於他們從革命中所獲得的好處。人類的天性是去壓制自己痛恨和畏懼的人，一個與此相反的體系所表現的睿智和仁慈，使人不得不衷心欽佩和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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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不列顛的變革及撒克遜人的入侵和統治(449—455A.D.)

當法蘭克人和西哥特人分別在高盧和西班牙建立王國時，西部第三大行政區不列顛為撒克遜人所征服。自從不列顛與羅馬帝國分離後，產生了很多流傳的軼事，就讀者來說，為最無知的人所熟悉而為最有見識的人所忽略，我對此毫無責怪之意，只是表明不願接受的立場。撒克遜人運用槳櫓和戰斧的本領高超，卻不諳文字，無法使建立的功勳永垂不朽。省民回到未開化的狀態，忽視了描述他們國家的毀滅。在羅馬的傳教士重新燃起學術和基督之光以前，可疑的傳統幾乎絕滅殆盡。吉爾達斯大肆宣揚的主張、內尼烏斯的斷簡殘篇或無稽之談、撒克遜人的法律和編年史中無人注意的暗示，以及年高德劭的比德為教會所做的記述，這些都被後來的作者樂於引證，有時還會根據想像加以修飾潤色，我對這些作者的作品既不會批評也不會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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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帝國的歷史學家有意探索這場變革，直到這個行省完全從眼前消失。就是一個英國人也會抱著好奇心，想要知悉蠻族建國的狀況，因為他的姓氏、他的法律甚或他的家世全部淵源於此。

羅馬政府解體後約40年，沃爾蒂格恩對於不列顛的王侯和城市，看來已經獲得最高指揮權，雖然建立的根基還不夠穩固。這位不幸的國君遭到舉國一致的譴責，原因出在他那軟弱無力而且後患無窮的政策，他邀請實力強大的外族來抵制國內敵人的纏鬥。那些心情極為沉重的歷史學家認為，他派遣的使臣前往日耳曼海岸，在撒克遜人的群眾大會上發表哀憐的講話。這些黷武好戰的蠻族決定用戰船和軍隊，幫助遙遠而未知島嶼的懇求者。要是不列顛確實不為撒克遜人所知，也就不會受到那樣多的災難。羅馬政府的實力不足以保護臨海的行省，抗拒日耳曼的海盜，已經形成分離的獨立國家，更會暴露在他們的侵犯之下。撒克遜人有時會默許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加入，聯合起來進行掠奪和破壞。沃爾蒂格恩的敵人在四面環伺，他的王座和人民隨時會受到攻擊。處於這種情況下，他只有對各種危險加以平衡。撒克遜人的海上力量可以成為最危險的敵人，也可能是最有助益的盟友，所以他寧可與這些蠻族建立聯盟關係，這樣說來他的政策不僅值得讚許而且理由非常充分。

亨吉斯特和霍爾薩帶著三艘船沿著東部海岸航行，沃爾蒂格恩答應付給他們優厚的待遇，讓他們負責不列顛的防務。他們憑著大無畏的精神，很快把國家從喀裡多尼亞的侵略者手中解救出來。薩尼特島是個安全而肥沃的地方，被分配給蠻族協防軍作為他們的居留地，按照協定充分供應所需的衣物和糧食。良好的接待激勵了5000名戰士以及17艘船的家屬一起前往投效，及時到達的強大援軍，使亨吉斯特初期的戰力很快得到提升。狡猾的蠻族對沃爾蒂格恩提出明顯有利於他們的建議，要在鄰近皮克特人的地方為忠誠的盟友建立一個殖民區。有40艘船的第三支船隊，在亨吉斯特的兒子和侄兒的指揮下從日耳曼發航，對奧克尼島大肆蹂躪。

接著有一支新來的部隊在諾森伯蘭海岸下船，這個地點在神聖的島嶼對岸，位於不列顛最北端。禍患很容易被預知，卻往往無力制止，這兩個民族因相互猜忌帶著怒氣分道揚鑣。撒克遜人誇大他們的作為，對於忘恩負義的民族深表不滿。不列顛人也感到極為懊惱，他們花費龐大的報酬，還是無法滿足傲慢傭兵貪心的胃口。畏懼和憎恨的動機激起不能善了的爭執，撒克遜人拿起武裝完成備戰。他們在一次歡宴中犯下謀叛作亂的大屠殺，破壞了維持和平與戰爭的正常溝通關係，徹底摧毀了相互信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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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撒克遜人建立七王聯盟及不列顛的展望(455—528A.D.)

亨吉斯特膽大包天竟然想要征服不列顛，規勸他的族人把握光榮的機會。他生動描述土地的肥沃、城市的富裕、土著怯懦的習性，以及這個面積廣大孤懸海外的島嶼那交通便利的位置，撒克遜人的船隊可以從四面八方進入，毫無阻礙。就在一個世紀的時間之內，不斷建立的殖民區都來自易北河、威悉河和萊茵河的河口，主要的組成部分是日耳曼三個英勇的部落或民族：朱特人、古老的撒克遜人和盎格魯人。朱特人在亨吉斯特專有的旗幟下作戰，他領導族人在光榮的路途上衝鋒陷陣，在肯特建立第一個獨立王國。

冒險事業所獲得的響亮名聲要歸功於最早的撒克遜人，這個民族的國號在征服者的普通法和語言裡都曾經被提到，那是5世紀末葉建立在南不列顛的君主國。盎格魯人以人數眾多和非凡的成就而聞名後世，他們在這個國家奠定不朽之名，且佔據了最廣泛的區域。蠻族為了在海洋或陸地達成剽掠的願望，不知不覺間與這三者同盟混雜在一起。弗裡西亞人受到鄰近不列顛海岸的誘惑，曾經短暫權衡本土的撒克遜人所具有的實力和名氣；丹麥人、普魯士人和魯吉亞人隱約被提及；還有一些偶爾遷移到波羅的海的匈奴人，為了征服新世界登上日耳曼人的船隻。
[444]

 但這個艱巨的成就，並非由這些民族的力量聯合在一起準備和執行而達成的。每一個勇氣十足的酋長根據他的名聲和財富，集合一群追隨者，裝備一支有3艘甚或60艘船隻的船隊，選擇要攻擊的地點，至於後續的行動則受到作戰狀況和個人利益的支配。

很多英雄人物在不列顛的入侵中敗下陣來或喪失性命，只有7位勝利的首領能獲得並維持國王的頭銜，撒克遜七國聯盟是征服者設立7個獨立的王座。這七個家族中有一個在女性繼承的傳統下，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七個家族的血脈都可以追溯到神聖的戰神沃登。當然也可以聲稱，這些共和國有一個代表民意的議會和大權在握的官員，使國王的行為受到節制，但是像這種虛有其表的政略架構，根本就違反撒克遜人粗魯和狂暴的天性。他們的法律只有保持緘默，他們那不完美的編年史，只能提供對內部爭權奪利黑暗而血腥的描述。
[445]



有一個對塵世生活毫無所知的僧侶，竟敢負起歷史學家的責任，對於不列顛從西部帝國分離那個時代的狀況，提供錯誤的論點，有的地方根本是不知所云。吉爾達斯用華麗的辭藻描述農業的進步，國外的貿易隨著每一次的潮水進入泰晤士河和塞文河，無論是公家還是私人的建築物，都有堅實而高聳的結構，他指責不列顛的人民過著罪惡的奢侈生活。但他又說，這個民族連最簡單的技藝也付之闕如，要是沒有羅馬人的幫助，根本無法提供石築的邊牆和鐵鑄的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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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顛在皇帝長期統治之下，助長了文雅和奴化的風氣，逐漸變成羅馬的行省，安全完全依靠國外的武力。霍諾留的臣民用驚訝和恐懼的眼光，注視新近獲得的自由權利。他們沒有任何民政和軍事的組織，那些地位尚不明確的統治者缺乏應有的技巧、勇氣和權威，無法指揮由民眾組成的部隊來對付最平常的敵人。引進撒克遜人暴露了內部的衰弱，君王和人民因自身地位的下降，難免產生憤懣之情，這就更增加了危險。缺乏團結的精神導致難以想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瘋狂的黨派傾軋使大家渴望找出錯誤並將之歸咎於對手而非防止狀況惡化。然而不列顛人並非無知之輩，並非不會製造和運用武器。撒克遜人持續不斷和混亂不堪的攻擊，使他們在驚愕之餘清醒過來，無論戰事順利還是不利，都能增進土著勇士的紀律和經驗。

就在歐洲和非洲大陸屈從於蠻族毫無抵抗時，不列顛在外無奧援的情況下，獨自進行英勇而效果不彰的長期奮鬥，對抗勢不可當的海盜。撒克遜人幾乎在同一時刻，襲擊北部、東部和南部的海岸。居民決心要保護城市，通過辛苦的工作加強了各種防禦設施，使山嶺、森林和沼澤能夠發揮地形之利，令敵人每征服一個地區都要付出血的代價。當代的編年史家很明智地保持緘默，這是撒克遜人失利的有力證據。亨吉斯特一心想征服不列顛，但在長達35年的非常活躍的統治期間，他的雄心壯志只限於據有肯特而已。他在北部開拓的很多殖民區，也都被不列顛人的刀劍所絕滅。

西撒克遜君主國經過好戰家族三代不屈不撓的努力，歷盡艱辛終於奠定了基礎。策爾迪克是沃登最勇敢的子孫，他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對漢普夏和懷特島的征服，在巴當山之戰中的巨大損失，使他落於羞辱難當引恨長眠的悲慘結局。他那作戰英勇的兒子肯裡克向著威特夏前進，開始圍攻索爾茲伯裡，率先佔據了有利的制高點，擊潰前來解救城市的一支軍隊。沒過多久又發生了莫爾伯勒之戰
[447]

 ，不列顛敵軍展現出他們的兵法，部隊部署成三線陣列，每一線的隊列包含三種不同的兵種，包括騎兵、弓箭手和長矛兵，這種佈陣的形式是參考羅馬人的戰術原則。撒克遜人形成有力的縱隊發起衝鋒，用短劍勇敢迎戰不列顛人的長矛，保持勢均力敵的激戰一直持續到黑夜來臨。在兩次決定性的勝利中，三位不列顛國王戰死，加上塞倫塞斯特、巴斯和格洛斯特的投降，使策爾迪克的孫子索林建立了名聲和權威，他率領獲勝的軍隊進入塞文河兩岸。

經過100年的戰爭以後，獨立的不列顛人仍舊據有西部海岸整個區域。從安東尼邊牆直到康沃爾最遠的海岬，內陸地區的城市依然反對蠻族的武力。隨著攻擊者的數量和勇氣不斷增加，抵抗變得衰弱無力，緩慢而痛苦的努力贏得了持續的發展。撒克遜人、盎格魯人和其餘各族的聯盟，從北部、東部和西部進軍，一直到勝利的旗幟在島嶼的中央會師。不列顛人退過塞文河，仍舊保持民族的獨立。撒克遜七國聯盟甚或成為君主國以後，不列顛人還倖存在一隅尚未滅亡，勇敢的戰士寧可死亡也不願受到奴役，在威爾士的山區建立起安全的庇護地，康沃爾拖延了一段時日才勉強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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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支流亡隊伍靠著自己的打拼，也或許是受到墨洛溫王朝國王的善意收留，在高盧獲得了一個根據地。
[449]

 阿摩裡卡的西部海角得到「康沃爾」或「小不列顛」之類的新稱呼。奧西斯米的空曠之地有陌生的民族進居，在伯爵和主教的權威統治下，保存祖先的法律和語言。等到克洛維和查理曼的後裔勢力衰退時，阿摩裡卡的不列顛人拒絕繳納慣常的貢金，佔領鄰近的瓦訥、雷恩和南特等地區，成為勢力強大的屬國，統一在法蘭西的君權之下。

在一個世紀永無間斷也難以善罷的戰爭中，不列顛人盡力運用勇氣和技術來保衛不列顛的安全。然而，如果勇士的功勳被埋沒在歷史的灰燼之中，我們也無須怨天尤人，無論人類是否缺乏知識或德行，每個時代因流血或戰爭而顯赫一時的行為，總是多得不勝枚舉。沃爾蒂格恩之子沃爾迪默的墳墓，構建在海岸邊上，作為對撒克遜人戰無不勝的標誌，他曾在肯特的戰場兩次擊敗他們。安布羅修斯·奧勒良的出身可以追溯到羅馬的貴族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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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人謙遜有禮而又驍勇善戰，世人推崇他光輝的成就，直到最後戰死沙場。
[451]

 但是每個不列顛人都被亞瑟
[452]

 的威名所掩蓋，他是南威爾士西盧爾人的世襲諸侯，後來成為民族推選出來的國王和將領。要是按照最合理的記載，他在12次連續的戰鬥中，擊敗北部的盎格魯人和西部的撒克遜人。

但是在一個人心淪喪的時代，忘恩負義的人民和國內頻仍的災禍給英雄帶來無窮的苦難。他的一生事跡比起那驚天動地的名聲可以說是實有不逮。威爾士和阿摩裡卡的吟遊詩人名不見經傳，撒克遜人痛恨他們，其餘的世人對他們一無所知。經過他們粗枝大葉的修飾潤色，把亞瑟的功業當作傳統保存有500年之久。諾曼人征服者高傲又好奇，想要探究不列顛古老的歷史，帶著心儀而又深信的態度傾聽亞瑟的傳奇故事，熱烈讚譽一個君王彪炳的戰功，將不共戴天的仇敵撒克遜人打得落花流水。蒙茅思的傑弗裡將他的羅曼史用拉丁文改寫，後來才譯成大眾所喜愛的方言。雖然情節的安排毫無條理，但是文字非常華麗動人，就經驗、學識和想像力而言完全是12世紀的風格。一個弗裡吉亞殖民區建立的過程，從台伯河發展到泰晤士河，很容易轉用埃涅阿斯的神話，說亞瑟的皇家祖先淵源於特洛伊，與愷撒有姻親的關係。他的紀念物裝飾著所征服的行省和皇家的標誌，在丹麥的勝利報復了他的國家最近所受的傷害。不列顛英雄的俠義豪勇、宗教迷信、歡宴盛會、馬上比武以及圓桌武士的規範，完全抄襲騎士制度風行一時的言行準則。

烏瑟之子流傳於世的奇聞軼事，比起諾曼人歷盡艱險所創建的英勇事業更不可信。進香朝聖和聖地之戰將阿拉伯人魔法的各種神跡傳入歐洲，像是神奇的精靈、碩大的巨人、飛行的惡龍以及令人銷魂的後宮，混雜著西方比較簡單的神話。不列顛的命運離不開梅林的法術和預言。亞瑟以及圓桌武士的羅曼史符合大眾口味，每個民族都要自行引用並加以修飾，連希臘和意大利都稱頌他們的名字。對於蘭斯洛特爵士和特裡斯特拉姆爵士卷帙浩繁的故事，君主和貴族抱著虔誠的態度加以研讀，對古代真正的英雄和歷史人物反而不理不睬。終於科學和理性之光再度燃起，符咒和魔誡全部破滅，幻想的神話已經消失，公眾的意見很自然地發生轉變。當前這個時代過於現實，甚至懷疑亞瑟是否真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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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抵抗不能避免被征服的結果，那麼反而會增加征服帶來的痛苦。過去的征服從來沒有像撒克遜人那樣產生這麼多的恐怖和蹂躪，他們憎恨敵人的英勇，藐視條約的誠信，破壞基督教信仰最神聖的事物而毫無羞愧之心。幾乎在每個地區的戰場上都能看見纍纍白骨，倒塌塔樓的殘破碎片沾染鮮血。安德裡達
[454]

 被攻破時，倖存的不列顛人無分男女老幼全被屠殺在廢墟之中。諸如此類的災禍在撒克遜七王聯盟時代屢見不鮮，羅馬人苦心經營在不列顛培養的技藝、宗教、法律和語言，為蠻族的繼承者徹底根絕。等到主要的教堂被毀以後，主教拒絕殉教者的冠冕，帶著神聖的遺物退到威爾士和阿摩裡卡。剩下的教民缺乏精神食糧，宗教的儀式無法舉行，福音的訓誨難以記憶，基督教在無形中受到查禁，不列顛的教士或許可以從詛咒崇拜偶像的外來者得到一點安慰。

法蘭西國王讓羅馬臣民繼續擁有特權，但是凶暴的撒克遜人踐踏羅馬和皇帝的法律。民事和刑事的審判程序、職位的頭銜、官吏的編制、社會的階層，甚至有關個人權益的婚姻、遺囑和繼承，最後都遭到廢止。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成為奴隸，這些受到歧視的群眾為傳統的習慣法所統治，這些法律都是由日耳曼的牧人和海盜草率制定的。羅馬人所教導的有關學術、貿易和社交的語言，在荒蕪和孤獨的環境中被人遺忘。日耳曼人採用相當數量的拉丁語和凱爾特語單詞，用來表達他們的新需要和新想法。
[455]

 但這些大字不識的異教徒仍保有和運用民族的方言，
[456]

 幾乎每個人的姓氏都表明了他們所具有的條頓人的血統，
[457]

 特別是在教會或政府服務的人士更為顯著。英格蘭的地理名詞通常用外國的特徵和稱呼來敘述。如此迅速而徹底的重大變革很不容易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它會激起人的懷疑，那就是移植在不列顛的羅馬文明不如在高盧和西班牙那樣根深蒂固，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只不過像薄薄一層光亮的油漆刷在這片國土和居民粗俗的習氣表面。

這種奇特的變化使得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相信，不列顛的省民全部遭到絕滅。外來人口不斷地注入以及日耳曼殖民區迅速增加，使空曠的土地再度有人居住。據說有30萬撒克遜人服從亨吉斯特的召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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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盎格魯人整族遷移使得故鄉一片荒蕪，那個時代的比德證實確有其事。
[459]

 要是把他們散佈在收穫豐富的荒野，行動不受任何限制，加上糧食非常充足，就我們的經驗可以知道，人類必然能夠自然繁衍。撒克遜王國將其最近的探索和養殖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市鎮的規模很小，與村莊相隔的距離很遠，對農耕漠不關心而且毫無技術可言，一畝最好的土地只能豢養四頭綿羊，放棄很大面積的樹林和沼澤任其荒廢以致草木叢生。像達勒姆這樣一個現代的主教轄區，整個區域從泰恩河延伸到蒂斯河，回到蠻荒森林毫無人煙的原始狀況。數量稀少的人口，在幾代之內會由英國的殖民區來補充。

但是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實際來看，這些都不足以證明下面這個不近情理的臆測，說是在不列顛的撒克遜人一直獨自留在他們征服的荒原中。嗜殺的蠻族在鞏固統治和滿足報復之後，為了自己的利益，會保存沒有抵抗的地區的農夫和牲口。在一次次接連的變革中，忍辱圖存的群眾逐漸成為新主子所擁有的財富，基於相互的需要只有默認群眾向主子提供勞務，主子支付相應報酬(食物)的互利的契約關係。威爾弗裡德是薩塞克斯的使徒，由於皇家改變宗教信仰，使他獲得了奇切斯特附近的塞爾西半島作為送給他的禮物，連帶所有的居民以及他們的家產，一共是87戶家庭。他立即解除他們在宗教和世俗方面所受的束縛，之後250位男女奴隸在大恩大德的主子手上接受洗禮。

薩塞克斯王國的領地一直從海岸延伸到泰晤士河，包括7000戶人家，其中1200戶位於懷特島。要是我們根據這個並不可靠的資料加以計算，英格蘭大致有100萬從事農耕的傭工，也可以稱為半自由的農奴，依附在專制地主的產業上。貧窮的蠻族想把自己的小孩或是本人出售，成為永久的奴隸或是賣到國外，
[460]

 然而給予國內奴隸的特別豁免權，
[461]

 足以顯示他們的數量比外來者和俘虜要少得多，這些奴隸因戰爭而喪失自由或是改變主人。當時間和宗教逐漸使盎格魯-撒克遜人凶狠的天性變得和緩，法律促使他們經常實施解放奴隸的行為，例如具有威爾士或坎布裡亞血統的臣民，獲得次級自由人這種相當有利的身份，可以擁有土地，具備參與市民社會的權利。
[462]

 對新近降服的凶狠民族而言，讓他們居於威爾士和康沃爾的地境之內，這種比較溫和的待遇可以保證他們的忠誠。威塞克斯明智的立法者伊納，用國內聯姻的方式將兩個民族團結在一起。在撒克遜君主的宮廷中，薩默塞特的四位不列顛領主居有顯赫的地位。

獨立的不列顛人顯然再次回到原始的野蠻狀態，從最初起他們的教化就不夠完美。敵人使他們與其餘的人類隔絕以後，他們立刻就變成正統基督教世界詆毀和憎惡的對象。
[463]

 威爾士山區仍舊奉行基督教，只不過教士受戒的方式不同，慶祝復活節的日期不一而已，但這些粗俗的分裂分子非常固執，抗拒羅馬教皇專橫的命令。不列顛人逐漸放棄使用拉丁語後，等於被剝奪了技藝以及意大利傳授給撒克遜改宗者的學識的權利。凱爾特語和西部的方言在威爾斯士和阿摩裡卡保存和傳播開來。吟遊詩人伴隨著德魯伊教，直到16世紀仍然受到伊麗莎白朝法律的保護。他們的首領是彭格維恩、阿伯爾弗勞或卡馬森這些宮廷中受人尊敬的官員，像國王的僕從一樣跟隨參戰。他在會戰的戰場上唱著歌，讓戰士知道不列顛君主在激勵大家的鬥志，也可以隨意劫掠。戰利品中最好的小母牛是歌者可合法要求的獎賞。在他下面的次級執事人員，人聲和器樂歌詠隊的隊長和成員，在各自的巡迴區內拜訪皇室、貴族和平民家庭。公共的財產幾乎被教士耗用一空，在吟遊詩人苦苦不斷求索的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他們的職位和功勞在嚴格考驗下受到肯定，對超自然啟示的強烈信念更提升了詩人和聽眾的想像。
[464]

 凱爾特人最後的自由安息之地是高盧和不列顛極北邊區，畜牧較農耕更為合適。不列顛人的財產是他們的牛馬和羊群，牛奶和肉類是他們的日常飲食，麵包被看成外國的奢侈品而遭到拒用。他們能夠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威爾士的山區和阿摩裡卡的沼澤中，但是人口的快速增加，被惡意地歸罪於一夫多妻，這些任性的蠻族家中會有10房妻室和50個子女。他們的脾氣衝動而又暴躁，不論是行動還是說話都很大膽放肆。
[465]

 他們不瞭解和平的藝術，在國外和國內的戰爭之中交替發洩他們的熱情。阿摩裡卡的騎兵、格溫特的長矛兵和梅裡奧尼斯的弓箭手同樣知名於當世，但他們生活貧苦，沒有能力購置盾牌和頭盔，噸位過重妨礙到散開作戰時的速度和靈巧。希臘一個皇帝對不列顛的狀況感到好奇，英國最偉大的國君之一覺得有必要讓他好好瞭解。亨利二世以其個人的經驗聲稱，威爾士被一群裸體的武士所佔據，他們迎戰全身甲冑的敵人，毫無畏懼之感。
[466]



通過英國的革命，科學與帝國的界限都縮小了。籠罩在島國上方難以透視的烏雲，最早是被腓尼基人發現並開始清除，後來被愷撒運用武力完全驅散，現在再度堆積在大西洋的海岸，一個羅馬行省再度在大洋的島嶼中消失無蹤。在霍諾留統治時代的150年後，當代有位嚴肅的史家
[467]

 ，敘述這座遙遠島嶼令人驚異的事物：一條古老的邊牆將它分隔為東西兩部分，這是生與死的界線，更合適的說法是隔開真相和虛構的界線。東部是美好的國度，居住著文明開化的民族，空氣清新宜人，水源純淨充足，土地收成豐碩；越過邊牆就是西部，空氣傳染致命的疾病，地面都是毒蛇，這一淒涼的廢墟是死者的亡魂的安息之地，屍體在大量的船隻和活人划槳手的操縱下，從對岸運送過來。

法蘭克人的臣民中有些家族是漁人，免除繳納貢金，原因是神秘的任務需要大洋的卡隆來執行。
[468]

 每一個輪值人員在午夜時分接受召喚，像是聽到鬼魂在呼叫自己名字的聲音。他已經感受到他們的重量，感覺受到未知而又無可抗拒力量的驅策。經歷這種如夢幻境以後，我們非常驚異地讀到，這個島嶼名叫布列提亞，橫臥於大洋之中，面對萊茵河口，離大陸的距離不到30英里，為弗裡西亞人、盎格魯人和不列顛人三個民族所擁有。有些盎格魯人隨著法蘭西使臣的隊伍出現在君士坦丁堡。

通過這些使者，普羅科皮烏斯也許會被告知一個獨特而並非不可能的冒險故事，這一故事是在宣揚一個英國女傑的大無畏精神，而不是她的美好氣質。她被許配給瓦爾尼人的國王拉迪格爾，這個日耳曼的部落鄰接海洋和萊茵河，但是變心的愛人基於政治的動機，打算要娶他父親的遺孀，也就是法蘭克國王狄奧迪伯特的姐妹。
[469]

 盎格魯人的公主受到遺棄，並沒有自憐自怨，而是要報復所受的羞辱。據說她那些好戰成性的臣民，不知道運用馬匹，甚至沒見過馬。但她率領一支有400艘船和10萬士兵的船隊，從不列顛勇敢航向萊茵河口。在一次會戰失敗後，被俘的拉迪格爾懇求勝利的新娘大發慈悲。她原諒了讓自己受到無禮冒犯的敵手，將之釋放，然後迫使瓦爾尼人的國王要以榮譽和忠誠，善盡一個丈夫的責任。
[470]

 這次英勇的戰績顯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最後的海上作戰行動。他們就是因為掌握航海的技術，才能稱霸大洋建立不列顛帝國，但這些技術很快就為傲慢的蠻族所忽略，怠惰的心態使他們放棄處於島嶼位置的通商優勢條件。七個獨立王國激起持續不斷的爭執，不列顛世界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都很少想到要與大陸的民族建立聯繫。


 十二、結語

我已經竭盡全力敘述完了大約5個世紀的羅馬帝國衰亡情況，從圖拉真和兩位安東尼皇帝的幸福時代，直到西部帝國被徹底消滅。在最後這段災禍叢生的期間，窮兇惡極的撒克遜人與當地土著爭奪不列顛的主權，高盧和西班牙被強大的法蘭克王國和西哥特王國瓜分，加上蘇維匯人和勃艮第人的附庸王國還要分一杯羹，阿非利加慘遭汪達爾人殘酷的迫害和摩爾人蠻橫的騷擾。羅馬和意大利的疆域直達多瑙河兩岸，普遍受到蠻族傭兵的侵犯，這些縱兵殃民的暴政為東哥特人狄奧多里克的統治所接替。帝國所有的臣民，只要他們使用拉丁語，享有羅馬人的特權，就全都受到外來侵略者的凌辱和摧殘。日耳曼一些獲得勝利的民族，在歐洲的西部諸國就生活方式和政府架構方面建立新的體系。君士坦丁堡的君王成為奧古斯都實力軟弱而虛有其名的繼承人，隱約之間表現出羅馬的威嚴。不過，他們還繼續統治從多瑙河到尼羅河及底格里斯河的東部地區。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哥特王國和汪達爾王國為查士丁尼的武力所推翻。希臘皇帝的漫長歷史過程能提供很多意義深遠的教訓和令人興趣盎然的變革史實。


 西羅馬帝國衰亡的一般評述

希臘人在整個國家被貶為行省後，還認為羅馬人的勝利並非來自才能，而是共和國的運道。任性而為的女神盲目派發和施捨恩惠，現在情願(這是當時的奉承用語)收起雙翼，從地球頂端飛下來，把不朽的皇座安置在台伯河畔。
[471]

 一位智慧甚高的希臘人
[472]

 以哲學家的精神，寫出他那時代的歷史巨著，向國人揭示羅馬的偉大在於有深厚基礎，讓國人勿再存有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之感。

羅馬市民彼此間的忠誠，來自教育習性和宗教傳統，對國家亦復如是。榮譽與德操是共和國的立國宗旨，有雄心壯志的市民都竭盡全力，以求得到舉行一次凱旋式的殊榮。羅馬青年看到家中懸掛的祖先畫像
[473]

 ，油然而生奮發圖強之心，要與同儕比個高下。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鬥爭已趨向溫和，最後終於建立堅定而能保持平衡的制度，能把人民會議的自由權利、元老院的權勢和智慧，以及有帝王身份的官員所具有的執行權力全部結合起來。每當執政官展示出共和國的旗幟，每個市民都受到誓言的約束，要拔出刀劍為國家效命，一直到完成10年兵役的神聖職責。運用此一立意完善的制度，可以把新生一代的自由人和士兵源源不絕送上戰場。同時數量龐大的軍隊還會得到意大利諸多城邦的增援，這些盟友不僅黷武好戰，而且人口眾多。他們過去與羅馬人為敵，在經過英勇抵抗後終於屈服，最後結成齊心合力的同盟。那位見識恢宏的歷史學家，激起小西庇阿追求立德立功的雄心，也曾親眼目睹迦太基的毀滅。
[474]

 在他的著作中精確描述羅馬的軍事制度，諸如徵兵、武器、訓練、指揮、行軍、紮營；指出所向無敵的羅馬軍團，較之腓力和亞歷山大的馬其頓方陣，還要更勝一籌。波利比阿斯根據平時與戰時的制度，推斷出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成就，在於無視恐懼和棄絕安逸。極具野心的征服計劃，雖然會因敵人及時的籌謀而遭受挫敗，但一定要嘗試才有可能獲得成功。毫無正義可言的摧毀行動，獲得以謹慎和勇氣為重的政治德行的支持。共和國的軍隊有時在會戰中被敵人擊敗，但是最後還是能獲得戰爭的勝利。他們以矯健的步伐向著幼發拉底河、多瑙河、萊茵河和大西洋進軍，那些用來代表各民族和國王的金像、銀像和銅像，一個個都被羅馬王國的鐵拳擊得粉碎。
[475]



一個城市的興起最後竟然擴張成為一個帝國，這樣奇特的現象，值得哲學家進行深入思考。但羅馬的衰亡是偉大到達巔峰狀況後，非常自然而且無法避免的結果。繁榮使腐敗的條件趨向成熟，毀滅的因素隨著征戰的擴張而倍增。一旦時機到來，或是意外事件的發生移去人為的支撐，龐大無比的機構無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壓力而倒塌。這種毀敗的過程非常簡單而明顯，讓我們感到奇怪的並非羅馬帝國為何會滅亡，而是帝國怎麼能維持這樣長久。百戰百勝的羅馬軍團進行遙遠的戰爭，沾染異國和傭兵的惡習，先是壓制共和國的自由權利，接著侵犯皇帝的統治權威。皇帝為維護個人的安全和公眾的和平而擔驚受怕，但卻束手無策，只有採用低劣的權宜之計，放鬆對軍紀的要求，結果使他們把君王當成敵人一樣予取予求。軍事政府的組織鬆散，缺乏進取心，最後為君士坦丁帶有私心的制度所摧殘，從此羅馬世界為蠻族的洪流所淹沒。

經常有人提到羅馬的衰亡應歸之於帝國中樞移動所在的位置，但本書表明的觀點是政府的權力是分割而非轉移。東部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帝座，這時西部仍舊有皇帝定都在意大利，聲稱自己對軍團和行省享有同等的繼承權利。雙重統治所造成的危險情勢，不僅損傷帝國實力，也醞釀對立的惡行，增加一項可供壓迫和專制體系運用的工具。在狄奧多西墮落的繼承人之間產生的競爭，不是誰的才能和功勳更出眾，而是誰更奢華和頹廢地生活。一個愛好自由的民族在遭遇極大的災禍時，會團結一心，但對衰亡的王國而言，只會加速內部傾軋。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的寵臣相互仇視，把國家出賣給共同的敵人。拜占庭宮廷漠不關心甚至難掩喜悅之情地看待羅馬的羞辱、意大利的災難和西部的淪陷。在後續幾代的統治中，兩個帝國恢復聯盟關係，但東部的羅馬人在給予援助時，一直保持拖延、遲疑和應付的心態。希臘和拉丁兩個民族的分裂，因為永遠存在著語言、習俗、利益和宗教的差異，最後變得水火不容。但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種事態也產生有利的結果，證明君士坦丁的判斷非常正確，在長時間的衰敗過程中，固若金湯的城池多次擊退蠻族的大軍，保護亞細亞的財富。不論平時還是戰時，他們都能控制住連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海峽。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應該說有助於東部的存續，而非導致西部滅亡。

宗教的終極目標是追求來生的幸福，但要是聽到有人提到基督教的引入和氾濫，對羅馬帝國的衰亡產生若干影響，也不必表示驚訝和氣憤。教士不斷宣講忍耐和退讓的教義，奮發圖強的社會美德就會受到阻撓，連最後一點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財富中很大一部分，被奉獻給慈善事業和宗教活動，而且這種需索永無止境。士兵的薪餉浪費在成群無用的男女身上，他們把齋戒和禁慾看成唯一可供讚揚的長處。信仰、熱誠、求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緒和爭權野心，燃起神學爭論的火焰。教會甚至國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傾軋之中，這種鬥爭極其慘烈且永遠無法和解。皇帝的注意力從軍營轉到宗教會議，羅馬世界遭到另一種嶄新形式的暴政壓搾，受盡迫害的教派成為國家躲在暗處的敵人，然而朋黨的精神無論多麼有害和荒謬，卻成為團結或分裂的基本原則。來自各地教會的1800名主教，向一位有正教信仰的合法君主反覆灌輸絕對服從的理念。他們經常舉行會議，不斷通信，使相距遙遠的教會保持密切聯繫。正統教會在屬靈層次的聯盟，可以強化福音書的博愛精神，當然在某些方面也會加以制約。僧侶保持無所作為的神聖性質，在一個奴性十足和牝雞司晨的時代倒是大受歡迎。但要是迷信不能提供一條安全的退路，產生的種種敗德惡行會誘使一無是處的羅馬人，在更卑鄙的動機驅使下拋棄共和國的旗幟。宗教的訓示只要能滿足或肯定信徒的自然意向，信徒就會心甘情願地服從。基督教純正的真正的影響力，可以從它對北部的蠻族入教者產生的有益作用中去尋找。當然，其中還是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說君士坦丁的改信基督教加速了羅馬帝國的衰亡，那麼勝利的宗教卻減輕了顛覆帶來的衝擊，緩和了征服者殘暴的心性。

如此重大的變革對現在這個時代可以產生教誨的作用。愛國人士的職責完全是為了增進本國的利益和榮譽，但一個哲學家應該有更高瞻遠矚的眼光，把其居民已到達同樣教養和文化水平的歐洲視為一個大共和國。權力的均衡仍會發生上下的波動，我們自身和鄰近王國的繁榮會交替起伏，但局部的事態對整體的幸福狀況不會造成危害，也不會損及歐洲人及其殖民地那些明顯有異於其他人類的藝術、法律和習俗體系。地球上的野蠻民族是文明社會的共同敵人。我們可能會帶著極為關切的好奇心去探索，想要知道歐洲是否處於這些災難的威脅之下，這些災難在過去曾一再破壞羅馬的軍備和制度。或許同樣的反思會向我們說明那個強大帝國的崩潰，並使我們瞭解到可能確保我們安全的下列因素。

其一，羅馬人不知道所面臨的危險到何種程度，也不清楚有哪些敵人。越過萊茵河和多瑙河，在歐洲和亞洲的北部地區，充滿無數狩獵和遊牧的民族，他們貧窮、貪婪且暴亂，凶狠好鬥，急切地渴望掠奪別人勞動的成果。蠻族世界很快受到戰爭衝動的刺激，遙遠的中國發生的變革會動搖高盧和意大利的和平，匈奴人從獲勝敵人面前逃走，轉向西方進軍。這股洶湧的洪流因俘虜和同盟的增加而聲勢日益浩大，那些被匈奴人擊敗後逃跑的部落，反而被激起了戰鬥的精神。無數蠻族隊伍用逐漸累積的力量壓向羅馬帝國，要是位於前列的戰士遭到消滅，留下的空位立刻有新來的攻擊者補充，勢不可當的民族大遷移已不再僅僅來自北方。

當下長期的安寧一直被歸因於人口的增加，但實際上這是工藝和農業進步的必然結果。日耳曼不再是一些散佈在森林和沼澤之中的簡陋村落，現在已經可以提供一份名單，上面列著2300個有城牆的市鎮。丹麥、瑞典和波蘭先後建立基督教王國，漢薩同盟的商人和條頓的騎士，沿著波羅的海海岸把殖民地一直推展到芬蘭灣。俄羅斯從芬蘭灣到東部海洋現在已經形成實力強大和文明進步的帝國，農業、手工業和製造業被引進到伏爾加河、鄂畢河和勒拿河的兩岸地區，連最凶狠的韃靼遊牧民族都受到教訓，只有降服歸順。獨立的蠻族統治被限制在極為狹窄的範圍之內，卡爾梅克人或稱烏茲別克人的殘部為數有限，組成的軍隊對歐洲大共和國已不能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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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表面上的安全不能讓我們忘記，新來的敵人和意料之外的危險，仍有可能在名不見經傳的民族中出現，甚至所在的位置從世界地圖上都無法找到。阿拉伯人或稱薩拉森人征服的地區從印度一直延伸到西班牙，過去一直在貧困和卑賤中過著悲慘的生活，是穆罕默德在他們野蠻的軀體中注入狂熱的信仰。

其二，羅馬帝國牢牢建立在成員獨特而完美的聯合基礎上。臣服的民族不僅放棄獨立的希望，甚至忘掉獨立的念頭，願意接受羅馬公民的身份。蠻族把西部各行省強行從母國的懷中奪走，但這種團結要付出很高的代價，那就是犧牲民族的自由權利和尚武精神。有些依賴性很重的行省缺乏活力和勇氣，靠著傭兵和總督來保護他們的安全，派駐的軍隊和將領都聽從遙遠的宮廷發號施令。1億人的幸福為一兩個人的行為所支配，何況有的還只是孩子，他們的心靈為深宮的教育、奢侈的生活和專制的權力所腐化敗壞。正是狄奧多西未成年的兒子和孫子在位期間，帝國遭受了最重大的傷害。這些無能的君王成年後，把教會丟給主教、國家丟給宦官、行省丟給蠻族。

歐洲現在分為12個強大的王國，雖然面積大小不一，還有三個頗受尊敬的聯邦和各式各樣較小但仍然獨立的國家。隨著統治者人數的增加，君王和將相的才能更有發揮的機會。當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在波旁王朝的寶座上酣睡不醒時，有一位尤里安或塞米拉米斯可以在北部進行統治。對暴政的濫用因當政者彼此的恐懼和羞恥而有所收斂，有些共和國獲得秩序和穩定，君主國也能吸收自由與溫和的原則，就是缺失甚多的制度也具有一些榮譽心和正義感，這是時代的風氣使然。平時有很多活躍的敵手在爭強鬥勝，刺激知識和工業的進步。戰時的歐洲軍事力量在比較有節制而不分勝負的鬥爭中，獲得練習的機會。要是一個野蠻的征服者從韃靼人的沙漠裡崛起，必須連續擊敗俄羅斯身強力壯的農民、日耳曼聲勢驚人的軍隊、法蘭西作戰勇敢的貴族和不列顛頑強剽悍的戰士，他們或許會聯合起來進行共同防禦。縱然得勝的蠻族將奴役和破壞帶到大西洋的邊上，也會有1萬艘船隻裝上文明社會的殘餘部分，好逃脫他們的追擊。現在的美洲世界全部是殖民地，歐洲就會在那裡靠著原有的制度，重新恢復並且繁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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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寒冷、窮困以及危險和勞累的生活，強化了蠻族的力量和勇氣。不論是在哪個時代，他們一直欺壓講究禮節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印度人和波斯人，這些民族從不在意要使軍事力量能和自然財富保持均衡。古代黷武好戰的國家像希臘、馬其頓和羅馬，訓練出大批士兵，運用正常的操練過程，鍛煉他們的身體，加強他們的勇氣，倍增他們的戰力。他們把獲得的鐵全部打造成強有力的武器，但這種優勢逐漸隨著他們的法律和習俗而衰退，君士坦丁和繼承人的軟弱政策，把只知匹夫之勇的蠻族傭兵武裝起來，教導他們作戰用兵之法，因此對帝國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火藥的發明改變了軍事技術，人類能夠控制自然界兩種最強大的能量，那就是空氣與火。數學、化學、機械和工程都用來為戰爭服務，敵對雙方運用最複雜的攻擊和防禦方式進行交戰。歷史學家很氣憤地看到，準備一次圍攻作戰的費用足夠建立和維護一個繁榮的殖民地。然而，也不能把覆滅一座城市看成費錢而又吃力的工作而感到不高興，不能因為勤勞的人民要靠著這種技術才能獲得保護而感到不悅。這種技術只要存在，就能填補已衰退的軍事能力。現在為了對抗韃靼人的馬隊，大炮和防禦工事成為無法逾越的障礙。歐洲在將來肯定不會受到蠻族的侵襲，因為在被蠻族征服之前必須不再是野蠻人。戰爭科學之所以進步緩慢，是因為要伴隨著和平時期的技術能力和國家政策的改進。以俄羅斯為例可以明顯看出，他們自己必須能站在被征服的開化民族面前而毫無羞愧之色。

要是認為這些看法可疑或不夠正確，還是可以找到等而下之的例證，使我們充滿希望並獲得安慰。古代和現代的航海家，以及文明民族的歷史或傳說，都曾經提到真正的野蠻人，他們全身赤裸而心靈有如赤子，沒有法律、技藝、思想甚至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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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原始和普遍狀況下的人類，便是從這種最低下的條件中逐步獲得發展，一直到能夠馴服動物、耕種土地、渡過海洋、觀察天象。智能和體力的改善和練習所獲得的進步，可以說包容的範圍很廣但並不平衡，開始時比較緩慢，隨後速度逐漸加快，經過多少世代辛勤努力向上攀登，隨後會出現迅速下滑的現象。地球上有幾個氣候帶感受到光明與黑暗的變遷情形，然而4000年的歷史經驗應該可以增加我們的希望，減少我們的恐懼。我們無法確知在邁向完美的過程中，究竟能夠到達何等高度，然而可以準確斷言，除非地球表面的自然環境有所改變，否則沒有一個種族會回復到原始的野蠻狀態。社會的進步可從三個方面加以觀察：

其一，詩人和哲學家只靠本人的心靈來說明他所處的時代和國家。但這種超凡入聖的理解力和想像力，非常稀有而且是自發性的產物。要是憑著帝王的意志和學究的說教，就能創造出荷馬、西塞羅和牛頓的天才，他們也不會讓人感到極為羨慕。

其二，法律和政策、貿易和生產、技術和科學所帶來的利益更為實際而長久。許多人經由教育和訓練，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社會謀福利，但是這種整體架構是技藝和勞動的結果，複雜的機器會因時間而耗損，為暴力所摧毀。

其三，最實用而且最起碼的維生技術，不需要高超的才能和民族的屈從，便能進行各種運作，也無須個人的特殊能力，或是眾人的團結合作，這對人類而言是何等幸運。每一座村莊、每一個家庭以及每一個個體，都能獲得能力和意向，永遠保持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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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金屬的運用，知道繁殖和驅使家畜，熟悉捕魚和狩獵，明瞭初步的航行知識，大致清楚穀物的耕種，以及其他營養的獲得，能夠進行簡單的交易。個人的才華和公眾的勤奮都可能絕滅殆盡，但這些堅強的植物能忍受暴風雨的摧殘，在貧瘠的土壤裡紮下永恆的根。奧古斯都和圖拉真光芒四射的時代，因籠罩著無知的烏雲而黯然失色，蠻族就這樣顛覆了羅馬的法律和宮廷。但農神以鐮刀作為象徵，仍舊年年在收割意大利的作物，坎帕尼亞的海岸再也不會重現萊斯特裡岡人的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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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這些維生技術被首次發現以來，戰爭、商業和宗教熱情這些無價之寶的禮物，便在舊世界和新世界的野蠻人中間散播開來，它們四處流傳，再也不會消失。因此，我們大可以欣然接受這個可喜的結論：世界上每個時代都會為人類增加財富、幸福、知識和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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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名表

Aar　阿爾山谷

Abares　阿巴雷人

Aberfraw　阿伯爾弗勞

Acatzires　阿卡齊爾人

Adolius　阿里烏斯

Adrumetum　阿德魯梅圖姆

Adula　阿杜拉山

Aegae　伊吉

Aegidius　伊吉狄烏斯

Aemilia　伊米裡亞

Aeneas　埃涅阿斯

Aetius　埃提烏斯

Agathias　阿戈西阿斯

Agaunum　阿高隆

Agobard　阿戈柏德

Agria　阿格裡亞

Aimoin　艾摩因

Aix-la-Chapelle　亞琛

Alaric　阿拉裡克

Albofleda　阿博芙萊達

Alexius　亞歷克修斯

Alfred　阿爾弗雷德

Algardi　阿爾加底

Allier　阿列河

Altinum　阿爾提努姆

Amalasuntha　阿馬拉桑夏

Amboise　昂布瓦斯

Ambrosius Aurelian 安布羅修斯·奧勒良

Ambrosius　安布羅修斯

Amiens　亞眠

Amphion　安菲翁

Ampsaga　安普薩加河

Anachorets　苦修派

Anas　安納斯河

Anastasius　阿納斯塔修斯

Anatolius　安納托裡烏斯

Anchialus　安奇阿盧斯

Andages　安達吉斯

Anderida　安德裡達

Andes　安第斯山脈

Angers　安吉爾

Angles　盎格魯人

Anglesey　安格塞島

Angli　《安吉利法》

Angouleme　昂古萊姆

Anianus　阿尼阿努斯

Antala　安塔拉

Anthemius　安特彌烏斯

Anthony　安東尼

Antrustion　安特盧斯遜

Apollinaris　阿波利納裡斯

Apollonius　阿波羅尼烏斯

Apulia　阿普利亞

Arcadian　阿爾卡狄亞人

Ardaburius　阿爾達布裡烏斯

Ardaric　阿達裡克

Ardennes　阿登大森林

Areobindus　阿雷奧賓杜斯

Ariolica　阿里奧利卡

Ariovistus　阿里奧維斯圖斯

Armatius　阿爾馬提烏斯

Arminians　阿明尼烏斯教徒

Arras　阿拉斯主教

Artois　阿圖瓦平原

Arura　阿羅拉

Arvandus　阿瓦達斯

Arvernam　阿爾韋納姆

Aspar　阿斯帕爾

Assemanni Giuseppe Simonio　阿瑟曼尼

Asterius　阿斯提裡烏斯

Astorga　阿斯托加

Athanaric　阿薩納裡克

Athanigild　阿塔納基爾德

Athelstan　阿特爾斯坦

Attalus　阿塔盧斯

Attila　阿提拉

Augustulus　奧古斯圖盧斯

Augustus　奧古斯都

Aurengzebe　奧朗澤布

Aurora　東方女神奧羅拉

Austrasia　奧斯特拉西亞

Auvergne 奧弗涅

Auxerre　歐塞爾

Avares　阿瓦雷人

Avenche　阿旺什

Avienus　阿維努斯

Avignon　阿維尼翁

Avitacum　阿維塔庫姆

Avitus　阿維圖斯

Azimus　阿茲穆斯

Badakshan　巴達桑

Badon　巴當山

Bagaudae　巴高達

Baiae　巴亞宜

Balsamon　巴爾薩蒙

Banchor　班庫爾

Bandes　班德斯

Barbeyrac　巴比拉克

Barbury castle　巴貝裡堡

Basic　巴夕克

Basil　巴西爾

Basiliscus　巴西利斯庫斯

Basilius　巴西裡烏斯

Basina　巴西娜

Basnage Henri sieur de Beauval　巴納熱

Bath　巴斯

Batnae　巴特尼城

Bau　保烏

Bavarians　巴伐利亞人

Bayeux　巴約

Bayle　貝爾

Beauvais　博韋

Bede　比德

Belgrade　貝爾格萊德

Belisarius　貝利薩留

Bellinzone　貝林佐山谷

Benacus　貝納庫斯

Benedict Anianinus　本尼迪克特·阿尼阿尼努斯

Benedictines　本篤會

Benjamin　本傑明

Beorgor　貝爾果

Beran birig　貝朗比裡格

Berenice　貝雷尼塞

Bergamo　貝加莫

Beric　貝裡克

Bernier Franois　伯尼爾

Berry　貝裡

Biclar　比克拉

Biet　比耶

Bingham　賓厄姆

Bleda　布勒達

Boethius　波伊提烏斯

Boetica　貝提卡

Boetis　波提斯河

Bologna　博洛尼亞

Bona　博納

Bonamy　博納米

Boniface　卜尼法斯

Borysthenes　玻裡斯提尼斯

Boulainvilliers　布蘭維利耶

Bouquet　波克

Bourdelois　布爾德羅

Brabant　布拉班特

Braga　布拉加

Breones　佈雷翁人

Brioude　布利尤德

Brittia　布列提亞

Brivas　布萊維斯

Bruck　布魯克

Brunechild　布魯內基爾德

Bruttium　布魯提烏姆

Buat　比亞

Bucharia　布加裡亞

Buda　比尤達

Buffon Georges Louis Le Clerc comte de　布豐

Byzacene　拜扎辛尼

Byzacium　拜占修姆

Cadiz　加的斯

Caecina Basilius　凱西納·巴西裡烏斯

Caelestian　凱勒斯提安

Caermathaen　卡馬森

Calabria　卡拉布裡亞

Callistus　卡利斯圖斯

Calmuck　卡爾梅克人

Calvin Jean　加爾文

Cambray　康佈雷

Cambrensis　坎布瑞西斯

Cambrian　坎布裡亞

Candidus　康迪達斯

Cannae　坎尼

Canterbury　坎特柏雷

Cape Pachynus　帕凱努斯角

Capreolus　卡普雷奧盧斯

Carbonarian　卡邦納裡亞森林

Carcassone　卡爾卡松

Carlovingian　加洛林

Carmelites　卡梅利特修會

Carpilio　卡皮利奧

Carte　卡特

Carthagena　迦太基納

Cassian　卡西安

Cassiocorius　卡西多里烏斯

Castinus　卡斯提努斯

Catalaunian　卡塔勞尼亞

Catiline　喀提林

Cato　加圖

Catullus　卡圖盧斯

Ceaulin　索林

Cerca　塞爾卡

Cerdic　策爾迪克

Cevennes　塞文山脈

Chalons　沙隆

Charon　卡隆

Cherefeddin Ali　切列菲汀·阿里

Chersonesus　切森尼蘇斯

Chichester　奇切斯特

Childebert　奇爾德伯特

Childeric　基爾德裡克

Chilperic　契爾培裡克

Chioggia　基奧嘉

Chiozza　基奧扎

Chrysaphius　克裡薩菲烏斯

Chundo　丘多

Cimbric　辛布裡人

Circumcellions　切爾庫姆塞隆

Cirencester　塞倫塞斯特

Cirila　西里拉

Cirta　錫爾塔

Clain　克蘭河

Clodia　克羅迪亞

Clodion　克羅狄昂

Clotaire　克洛泰爾

Clotilda　克羅提爾妲

Clovis　克洛維

Coenobites　團體派

Columbanus　哥倫巴努斯

Columbkill　哥倫比克爾

Colzim　科爾茲姆山

Complutensian　康帕盧廷西安

Comum　科穆姆

Concordia　康科迪亞

Constantia　君士坦提婭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烏斯

Coptic　科普提克語

Corneille Pierre　高乃依

Corta　科塔

Coucy　庫西

Cursic　庫夕克

Cuspinian　庫斯皮尼安

Cyrrhus　西拉斯主教

Dagobert　達戈伯特

Dalmatinus　達爾馬提努斯

Damascius　達馬西烏斯

Damocles　達摩克利斯

Darius　大流士

Dauphine　多菲內

Decius　德西烏斯

Deioces　德奧西斯

Delhi　德裡

denarii　笛納

Dendera　登德拉教區

Dengisich　鄧吉西齊

Deogratias　迪奧格拉提阿斯

Dijon　第戎

Dispargum　第斯帕岡

Dom Ruinart　唐·魯伊納特

Dominican　多明我

Drenco　德倫可河

Dupin　迪潘

Durance　迪朗斯河

Durham　達勒姆

Duro-Catalaunum　杜洛卡塔勞隆

East-Anglia　東盎格利亞

Ebredunum　埃佈雷杜努姆

Eburones　厄布羅尼斯

Ecdicius　埃克狄西烏斯

Edecon　埃德康

Egica　伊基卡

Eisenach　艾森納克

Ellac　埃拉克

Ennodius　《英諾狄斯傳》

Epigenes　伊壁傑尼斯

Epiphanites　聖靈顯現派教徒

Epiphanius　埃皮法尼烏斯

Epirus　伊庇魯斯

Epitomizer　《典範》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謨

Escaut　埃斯科河

Esimontou　伊西蒙圖

Eslam　伊斯拉姆

Eslaw　伊斯勞

Essenians　艾賽尼教派

Eudaemon　優德蒙

Eudoxia　優多克西婭

Eugenius　尤金尼烏斯

Eugippius　尤吉庇烏斯

Euphemia　優菲米婭

Euric　尤里克

Eustochium　優斯托契烏姆

Eutyches　優迪克

Eutychius　歐提奇烏斯教長

Exeter　埃克塞特

Fasti　《歲時記》

Faunus　烏努斯

Faustina　福斯蒂娜

Fava　法瓦

Feletheus　菲勒特烏斯

Ferreras　弗里拉斯

Flanders　法蘭德斯

Flavius Asellus　弗拉維烏斯·亞塞拉斯

Flintshire　弗林特夏

Florus Publius Annius　弗洛魯斯

Foncemagne　豐西馬格尼

Fortunatus　福圖納圖斯

Franconia　弗朗科尼亞

Fredegarius　弗瑞德格裡烏斯

Fredegundis　弗瑞德岡笛斯

Frederic　腓特烈

Frigeridus　弗裡基裡杜斯

Frisians　弗裡西亞人

Frisons　弗裡松人

Fritigern　弗裡提根

Fronto　弗蘭托

Fulda　富爾達

Fulgentius　富爾根蒂烏斯

Galatian　加拉太人

Gallia Comata　長髮高盧

Gallicia　加利西亞

Gallienus　伽利埃努斯

Gallo-Grecians　高盧-希臘人

Garigliano　格利阿諾河

Gaudentius　高登提烏斯

Gelasius　拉西烏斯

Gelimer　傑利默

Gennadius Avienus　納狄烏斯·阿維努斯

Gennadius　根納狄烏斯

Gennadius　吉內狄斯

Genseric　根西裡克

Genso　根索

Geougen　哲歐根人

Gerasimus　格拉西穆斯

Gergovia　熱爾戈維亞

Getulia　蓋突利亞

Gezi　格茲

Gideon　基甸

Gildas　吉爾達斯

Gilimer　基利默

Giraldus　吉拉達斯

Girge　傑爾吉

Gloucester　格洛斯特

Glycerius　格列西裡烏斯

Godegesil　戈德吉塞爾

Goisvintha　戈文珊

Gonderic　貢德裡克

Gondulfus　貢達法斯

Gontran　貢特朗

Grado　格拉多

Gradus　格拉杜斯

Gran　格蘭

Greaves John　格裡夫斯

Grenoble　格勒諾布爾

Grotius Hugo　格勞修斯

Gundamund　甘達蒙德

Gundobald　甘多柏德

Gwent　格溫特

Habsburgh　哈布斯堡

Hadrianople　哈德良堡

Haemus　海姆斯山

Halys　哈里斯河

Ham　含

Hampshire　漢普夏

Hannibal　漢尼拔

Hanse　漢薩

Hebrides　赫布裡底斯

Heineccius　海尼修斯

Helion　希利昂

Helvetia　海爾維第亞

Helyot　埃利奧

Hengist　亨吉斯特

Heraclea　赫拉克利亞

Heraclius　赫拉克利烏斯

Herat　赫拉特

Hermanric　赫曼裡克

Hermenegild　赫門尼基爾德

Heroldus　赫倫達斯

Heruli　赫魯利人

Hesse　黑森

Hilarion　希拉里昂

Hilary　奚拉裡教皇

Hilderic　赫德裡克

Hippo Regius　希波·裡吉烏斯

Holofernes　霍羅孚尼斯

Honoria　霍諾裡婭

Horsa　霍爾薩

Howard　霍華德

Humber　亨伯河

Hunneric　亨尼裡克

Huntingdon　亨廷登

Hy　海伊

Icthyophagi　伊克錫法吉

Ignatius　依納爵

Igours　伊果人

Ildico　伊爾狄科

Ina　伊納

Ingundis　因甘迪斯

Inigor　伊尼果

Iona　愛奧納

Ionian　愛奧尼亞海

Iria Flavia　伊裡亞·弗拉維

Iris　艾裡斯河岸

Irnac　伊爾納克

Ispahan　伊斯法罕

Jamblichus　詹布裡庫斯

Jams of Sarug　薩魯格的詹姆士

Janiculum　雅尼庫盧姆

Jansenists　詹森教派

Jazberin　傑茲貝陵

Jeffrey　傑弗裡

Jericho　耶利哥

Johnson　約翰遜

Joshua　約書亞

Jotin John　喬廷

Judah　猶大

Julia Constantia　朱麗亞·君士坦提娜

Julian　尤里安

Julius Nepos　尤里烏斯·尼波斯

Jura　侏羅

Jutes　朱特人

Kenric　肯裡克

Khorasan　呼羅珊

Kings　《列王紀》

Konigsfield　柯尼希斯費爾德

Laestrigons　萊斯特裡岡人

Laeti　萊提人

Lamprias　朗普裡阿斯

Lancelot　蘭斯洛特

Lanfranc　蘭弗朗克

Langres　朗格勒

Languedoc　朗格多克

Laura　勞拉

Leander　利安德

Leman　勒曼

Lena　勒拿河

Lens　蘭斯

Leo　利奧皇帝

Leon　萊昂

Lerins　萊林斯

Leuilly　勒伊利

Libius Severus　利比烏斯·塞維魯

Liege　列日

Liguria　利古裡亞平原

Limagne　利馬涅平原

Lindenbrogius　林登布羅傑斯

Lipari　利帕裡

Liternum　利特努斯

Litorius　利托裡烏斯

Llomarch　洛馬奇

Locke　洛克

Lothaire　洛泰爾

Louvain　於盧萬

Lucas Holstenius　盧卡斯·霍爾斯特尼努斯

Lucullus　盧庫盧斯

Lycus　呂庫斯河

Mabillon Jean　馬比榮

Mably　馬布利

Maffei Francesco Scipione　馬菲

Maggiore　馬焦雷湖

Magiars　馬扎爾人

Majorca　馬略卡島

Majorian　馬約裡安

Malchus　馬爾庫斯

Malmsbury　烏姆斯伯裡

Man　馬恩島

Manchester　曼徹斯特

Mantua　曼圖亞

Marcellinus　馬塞利努斯

Marcian　馬西安

Marcianapolis　梅西亞納波裡斯

Margus　馬古斯城

Maria　瑪麗亞

Mariana　馬里安納

Marlborough　莫爾伯勒

Maroboduus　馬羅波傑斯

Maru　邁魯

Mathew Belius　馬修·貝利烏斯

Mauriac　莫裡亞克

Mauritania　毛裡塔尼亞

Maximin　馬克西明

Mein　緬因河

Melania　墨拉尼阿

Menander　米南德

Mentz　門茲

Mercia　默西亞

Mercians　默西亞人

Merida　梅裡達

Merioneth　梅裡奧尼斯

Merlin　梅林

Meroliac　梅羅利阿克堡

Meroveus　墨洛維烏斯

Merovingian　墨洛溫家族

Merovingians　墨洛溫

Metz　梅斯

Middleton　米德頓

Mill　米爾

Mincius　民修斯河流

Minorca　梅諾卡島

Misenum　米塞盧姆

Modena　摩德納

Molinists　莫林教義

Momyllus　摩邁盧斯

Monmouth　蒙茅思

Moselle　摩澤爾河

Mosheim Johann Lorenz von　莫斯海姆

Mostyn　莫斯廷

Mummolus　馬摩盧斯

Mundzuk　蒙德祖克

Muratori　穆拉托裡

Myrdhin　米爾丁

Naissus　納伊蘇斯

Nantes　南特

Nardini　納爾迪尼

Natanleod　納坦利奧德

Neapolitan　尼阿波裡坦

Nebuchadnezzar　尼布甲尼撒

Neckar　內卡河

Neisabour　內薩布爾

Nennius　內尼烏斯

Nervasian　內瓦西亞

Netad　涅塔德河畔

Neufchatel　訥沙泰勒湖

New Holland　新荷蘭

Newenden　紐溫登

Nicolas Olahus　尼古拉·奧拉胡斯

Nigellus　尼吉盧斯

Nismes　尼姆

Nitria　尼特裡亞沙漠

Nivernois　尼韋諾瓦

Nogent　諾讓

Nomius　諾米烏斯

Northumberland　諾森伯蘭

Novae　諾維

Oby　鄂畢河

Odoacer　奧多亞克

Olybrius　奧利布裡烏斯

Onegesius　奧尼吉修斯

Onulf　奧努夫

Orestes　奧列斯特

Orkneys　奧克尼島

Orleans　奧爾良

Osismii　奧西斯米

Osset　奧瑟特

Otaheite　奧塔海提

Othos　奧托

Otrokosci　奧特洛喀賽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奧維德

Oviedo　奧維埃多

Oxyrinchus　奧克林庫斯

Pabau　帕保烏

Pachomius　帕科末烏斯

Padua　帕杜阿

Palermo　巴勒莫

Palladius　帕拉狄烏斯

Pambo　帕波

Pandects of Justinian　《查士丁尼羅馬民法彙編》

Panium　潘尼烏姆

Panpeluna　潘培盧納

Papirius Paetus　帕皮裡烏斯·庇圖斯

Paraetonium　帕利托尼姆

Patricius　帕特裡西烏斯

Paul Warnefrid　保羅·沃爾尼弗瑞德

Paula　保拉

Pavia　帕維亞

Pelagius　貝拉基烏斯

Pengwern　彭格維恩

Pennant　彭南特

Pere Daniel　丹尼爾神父

Perpignan　佩皮尼昂

Peschiera　佩斯契拉

Petovio　托維奧

Petronius Maximus　彼得洛尼烏斯·馬克西穆斯

Philip Comines　菲利普·科米納

Philotheus　菲羅西烏斯

Photius　佛提烏

Piissime Rex　《最虔誠的國王》

Pior　皮奧爾

Placentia　普拉森提亞

Plinthas　普林薩斯

Poitiers　普瓦提埃

Pollentia　波勒提亞

Polubius　波利比阿斯

Possidius　波西狄烏斯

Posthumian　波蘇米安

Praetextatus　普裡提克塔都斯

Priscus of Panium　普裡斯庫斯

Procopius　普羅科皮烏斯

Promotus　普洛摩圖斯

Propontis　普羅蓬提斯

Prosper Tyro　普洛斯帕泰洛

Psylli　普賽利人

Quesnel　奎內爾

Quintianus　奎提阿努斯

Radbod　拉波德

Radiger　拉迪格爾

Raphael　拉斐爾

Ratiaria　拉蒂亞里亞

Recared　雷卡瑞德

Rechiarius　雷契阿里烏斯

Regium　雷吉烏姆

Remigius　雷米吉烏斯

Remus　瑞摩斯

Rennes　雷恩

Restitutus　雷斯提圖圖斯

Ricimer　裡西默

Riothamus　裡奧泰穆斯

Riothanus　奧泰穆斯

Ripuarians　裡普阿里人

Rivus Altus　維烏斯·阿爾圖斯

Roas　羅阿斯

Robert Stephens　羅伯特·斯蒂芬斯

Roderic　羅德裡克

Rodez　羅德茲

Rodugune　羅杜甘尼

Rogatian　洛加提安

Romanus　羅馬努斯

Romulus Augustus　羅慕路斯·奧古斯都

Rorico　羅裡柯

Rosweyde　羅斯威德

Rotharis　羅薩裡斯

Rouen　盧昂

Rowe　羅威

Rugians　魯吉安人

Rugilas　魯吉拉斯

Ruinart　魯伊納特

Ruspae　魯斯帕伊

Rutilius　魯提裡烏斯

Saitonge　賽通吉

Salic　薩利克

Salisbury　索爾茲伯裡

Salona　薩羅納

Salus Reipublicoe　「不太適宜的傳奇」

Salvian　薩爾維安

Sangiban　桑吉班

Sapaudia　薩保狄亞

Saragossa　薩拉戈薩

Sarmio　薩米奧

Sarts　薩爾特人

Savaron　薩瓦隆

Savoy　薩伏伊

Saxon Heptarchy　撒克遜七國聯盟

Scotta　斯科塔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

Seleucides　塞琉古王朝

Selsey　塞爾西

Septimania　塞普提馬尼亞

Sequani　塞昆奈

Seronatus　塞洛納圖斯

Serranus　塞拉努斯

Severinus　塞維裡努斯

Severn　塞文河

Severus　塞維魯

Seville　塞維爾

Sicard　西卡德

Siculus　西庫盧斯

Sidonius Apollinaris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

Sidonius　西多尼烏斯

Sigebert　西格伯特

Sigismond　西吉斯蒙德

Sigonius　西戈尼烏斯

Silures　西盧爾人

Simeon Stylites　柱頂修士西門

Simon　西門

Singidunum　辛吉杜努姆

Sirmium　西米烏姆

Sirmond　西爾蒙

Sisebut　西瑟布特

Soissons　蘇瓦松

solidus　索利達斯

Solomon　所羅門

Solon　梭倫

Somersetshire　薩默塞特

Somme　索姆河

St.Ambrose　聖安布羅斯

St.Angelo　聖安傑洛

St.Columba　聖哥倫巴

St.Cyprian　聖西普裡安

St.Denys　聖丹尼斯

St.Ephrem　聖埃弗勒姆

St.Fulgentius　聖富爾根蒂尤斯

St.Genevieve　聖熱納維耶芙

St.Lupus　聖盧帕斯

St.Maurice　聖莫裡斯

St.Servatius　聖塞維提烏斯

St.Hilaire　 聖奚拉裡

St.Peter Chrysologus　聖彼得·克裡索羅古斯

Stagirius　斯塔吉裡烏斯

Suidas　蘇伊達斯

Sussex　薩塞克斯

Syagrius　塞阿格裡烏斯

Sylla　蘇拉

Tabenne　塔本島

Tacitus Gaius Cornelius　塔西佗

Tadgics　塔吉克人

Taliessin　塔利辛

Tamar　泰馬河

Tanais　塔內斯河

Tangier　丹吉爾

Tarragona　塔拉戈納

Tastullus　塔圖盧斯

Tatullus　塔圖拉斯

Tees　蒂斯河

Telenissa　特倫尼薩山

Tentyra　滕提拉

Tesin　特西河

Thanet　薩尼特

Thapsus　塔普蘇斯

Thebais 蒂巴伊斯地區

Theiss　蒂薩河

Theodebert　狄奧迪伯特

Theodelinda　狄奧德琳達

Theodore Beza　狄奧多爾·貝扎

Theodoret　狄奧多里特

Theodoric　狄奧多里克

Theophilus　狄奧菲盧斯

Thermopylae　溫泉關

Thervingi　特爾文吉

Theudechildis　特德奇迪斯

Thomas Warton　托馬斯·沃頓

Thomasin　托馬辛

Thor　托爾

Thrasimund　特拉斯蒙德

Thuringia　圖林吉亞

Thuringians　圖林吉亞人

Timur　帖木兒

Tipasa　提帕薩

Titus　提圖斯

Tokay　托開伊

Tolbiac　托爾比克

Toncat　通卡特

Tongria　通古裡亞

Torismond　托裡斯蒙德

Tortona　托托納

Tournay　圖爾奈

Transjurane　外侏朗尼

Trigetius　特裡格提烏斯

Tripoli　的黎波里

Tristram　特裡斯特拉姆

Troyes　特魯瓦

Turcilingi　圖爾西林吉人

Turin　都靈

Tusculum　塔斯庫盧姆

Tyne　泰恩

Ulphilas　烏爾菲拉斯

Uranius　烏拉尼烏斯

Urbicus　烏爾比庫斯

Uther　烏瑟

Utica　尤蒂卡

Utus　烏圖斯河

Valance　瓦蘭斯

Vallais　瓦雷

Valois　瓦羅瓦

Vannes　瓦訥

Varni　瓦爾尼人

Varro Marcus Terentius　瓦羅

Varus　瓦魯斯

Verona　維羅納

Vertot　韋爾托

Vettius　維提烏斯

Vicenza　維生札

Victor Tunnunensis　維克托·圖努尼西斯

Victor Vitensis　維克托·維廷西斯

Victorianus　維克托裡阿努斯

Vicus Helena　維庫斯·海倫娜

Vienne　維埃那河

Vigilius　維吉利烏斯

Viminiacum　維米尼庫姆

Vindonissa　溫多尼薩

Vitae Patrum　《修士傳》

Vivonne　維沃納

Vorina　皇后沃麗娜

Vortigern　沃爾蒂格恩

Vortimer　沃爾迪默

Vosges　孚日山

Walamir　瓦拉米爾

Wallia　瓦利阿

Wallus　瓦盧斯人

Warini　《沃裡尼法》

Warnefrid　沃爾尼弗瑞德

Watteville　瓦特維爾

Weser　威悉河

Wessex　威塞克斯

Wetstien Johann Jacob　威特斯廷

Whitaker　惠特克

Wight　懷特島

Wilfrid　威爾弗裡德

Winchester　溫切斯特

Witiza　威提札

Witshire　威特夏

Woden　沃登

Wolfenbuttle　沃爾芬比特爾

Xenophon　色諾芬

Ximenes　希梅內斯

Zacynthus　札辛瑟斯

Zant　扎特

Zero　芝諾皇帝

Zoroaster　瑣羅亞斯德

Zosimus　佐西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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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個人成長


多年以來，千千萬萬有經驗的讀者，都會定期查看熊貓君家的最新書目，挑選滿足自己成長需求的新書。

讀客圖書以「激發個人成長」為使命，在以下三個方面為您精選優質圖書：


1、精神成長


熊貓君家精彩絕倫的小說文庫和人文類圖書，幫助你成為永遠充滿夢想、勇氣和愛的人!


2、知識結構成長


熊貓君家的歷史類、社科類圖書，幫助你瞭解從宇宙誕生、文明演變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長


熊貓君家的經管類、家教類圖書，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減少人生中的煩惱。

每一本讀客圖書都輕鬆好讀，精彩絕倫，充滿無窮閱讀樂趣!


認準讀客熊貓


讀客所有圖書，在書脊、腰封、封底和前後勒口都有「讀客熊貓
 」標誌。


兩步幫你快速找到讀客圖書



1、找讀客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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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黑白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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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室的繼位模式不僅形形色色而且錯綜複雜，有的出於欺騙或運用武力，有的時機湊巧或純屬意外。格勞修斯(1583—1645A.D.，荷蘭法學家和歷史學家)費盡心力想要制訂合於法理的體系，但是徒勞無功。


[2]
 　無論瓦倫提尼安三世是在羅馬還是在拉文納接受冠冕，最早的作者都不認同。在這種不確定的狀況下，我相信對元老院表示尊敬是很合理的事。


[3]
 　比亞伯爵對於這次割讓非常關心，他不僅要找出事實的根據，還解釋了割讓的動機，以及所產生的後果。


[4]
 　可參閱狄奧多西首次頒布的律令，經他批准後併入《狄奧多西法典》。在那之前約40年，除了有一條法規例外，所有制定的法律都能通用。那是在東部制定的一項法規——猶太人免除出任城市官員的義務。但在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的城市，因猶太人數量眾多，西部皇帝單獨頒布詔書，使這項法規無效。


[5]
 　卡西多里烏斯(480—575A.D.，狄奧多西大帝和東哥特人統治時代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將普拉西狄亞和阿馬拉桑夏的攝政做了一個比較。他譴責瓦倫提尼安的母親個性軟弱，但推崇她作為情婦的德行。在這種情況下，阿諛之辭有時也會表達出老實話。


[6]
 　埃提烏斯的父親是高登提烏斯，是西徐亞行省地位顯赫的公民，也是騎兵主將，他的母親是意大利富有的貴族。埃提烏斯從年輕時就是士兵和人質，經常與蠻族在一起交談。


[7]
 　希波主教後來譴責他的朋友行為墮落——在發誓守貞以後還娶阿里烏斯派的女子為第二任妻室，同時還懷疑他的家裡養著幾位侍妾。


[8]
 　普羅科皮烏斯提到埃提烏斯的奸謀、卜尼法斯的反叛以及阿非利加的喪失，這些傳聞軼事也獲得一些附帶證據的支持，像卜尼法斯的悔恨，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宮廷，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


[9]
 　薩爾維安把汪達爾人的勝利歸於他們對宗教信仰的虔誠，他們實施齋戒和祈禱，在軍隊陣列的前面高舉著《聖經》，用來譴責敵人不信上帝和褻瀆神聖。


[10]
 　[譯注]安納斯河即現在的瓜迪亞納河，流過西班牙中部，從葡萄牙的里斯本注入大西洋；梅裡達位於西班牙的中西部，靠近葡萄牙邊界。


[11]
 　埃提烏斯是當代一個西班牙人，他記載汪達爾人渡過海峽是亞伯拉罕紀元2444年的5月份(年度開始是10月份)。這個日期相當於公元429年，也被另一個西班牙主教伊多希爾所證實。但還有很多作者，認為這個時間還要提早一兩年。


[12]
 　我們從埃提烏斯的論述中可以確定，根西裡克撤離西班牙完全無誤，波西狄烏斯對於汪達爾人的軍隊有詳盡的描述。


[13]
 　普羅科皮烏斯特別提到，一般而論，摩爾人和汪達爾人聯合在一起，是在瓦倫提尼安逝世後的事。但也有可能，獨立部族的行事方針，不會贊同一成不變的體系。


[14]
 　參加迦太基會議的多納圖斯派主教有279人，他們聲稱總數不會少於400人。正統教會參加的主教是286人，120人缺席，除此還有64個主教的空缺未補。


[15]
 　《狄奧多西法典》第十六卷第五項，列舉從公元400年到公元428年，一系列取締多納圖斯派的皇家法律令，其中列為第五十四項的法律，是霍諾留在公元414年頒布的，內容最嚴苛且收效最大。


[16]
 　聖奧古斯丁之後改變了他的觀念，認為要用合適的方式來對待異端分子，並發起熱誠的呼籲，要對摩尼教徒有憐憫之心，赦免他們的罪過。洛克在他那老生常談的著作裡，將其選為人道主義最好的範例。另一個哲學家、可敬的貝爾使出全力駁斥此論調，說希波的主教就是到了老年，還認為迫害多納圖斯派是正當的行為。


[17]
 　多納圖斯信徒誇稱他們有成千上萬的這種自願殉教者，奧古斯丁認為可能是實情，只是數目太過誇張。但他很嚴峻地表示，少數人把自己燒死在世上，總比全部在地獄火焰中焚燒要好得多。


[18]
 　按照聖奧古斯丁和狄奧多里特的說法，多納圖斯派傾向於阿里烏斯派的教義，至少有部分人抱持這種觀點，所以根西裡克才支持他們。


[19]
 　巴羅尼烏斯提到汪達爾人和多納圖斯派的關係，認為喪失阿非利加這件大事，要想找出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應該是在天上而不是塵世。在蠻族的統治下，阿非利加的分裂分子享有一百多年不為人知的和平。等到這段時間結束，我們從皇家的迫害行動中可以再度追蹤他們留下的痕跡。


[20]
 　聖奧古斯丁在給卜尼法斯伯爵一封機密的書信中，並沒有詰問發生爭執的原因，只是很誠摯地勸誡，要善盡一個基督徒和臣民的責任，要毫不遲疑地盡快從危險而有罪的情況下脫身。要是能夠獲得妻子的同意，甚至可以出家過獨身和苦修的生活。主教與大流士有密切的聯繫，他是負責前去和平解決爭端的大臣。


[21]
 　最早指控汪達爾人要把阿非利加化為赤地千里的荒漠，是出自下列例證：(1)迦太基主教卡普雷奧盧斯的一封書信，提起這件事作為他不能參加以弗所宗教會議的借口；(2)出自聖奧古斯丁的傳記，這本著作是他的朋友和同事波西狄烏斯所寫；(3)《汪達爾人宗教迫害史》提到有關的情節，作者是維克托·維廷西斯，該書所描述的場景，已經是時過境遷以後60年，作者想要表示的是他的宗教情懷而不是歷史真相。


[22]
 　古老的希波·裡吉烏斯在公元7世紀被阿拉伯人摧毀，但在距此2英里處，人們用原來的材料建了一個新市鎮，在16世紀時有300戶人家，全部從事製造業，環境嘈雜不堪。鄰近地區仍如往昔，有純淨的空氣、肥沃的土壤和豐饒鮮美的水果。


[23]
 蒂爾蒙特所著《聖奧古斯丁傳》是四開本一卷，有1000多頁。博學的耶穌會教士花這麼多的心血，是為了對教派的創始者表達虔誠的敬愛。


[24]
 　至少就維克托·維廷西斯而言，提到的資料都有記載，然而根納狄烏斯感到懷疑，是否有人讀過聖奧古斯丁所有作品，或是有系統搜集過他的全部的著作。而且他的作品還一再出版，迪潘也編出讓人滿意的長篇節略本，收錄在本篤會的最後版本中。我個人對希波主教的作品，只熟悉其中的《懺悔錄》和《上帝之城》。


[25]
 　聖奧古斯丁在幼年時代忽略對希臘語文的學習，他自己也不感興趣，後來坦承讀柏拉圖的著作都是讀的拉丁文譯本。有一些現代學者認為，要是他不懂希臘文，根本沒有資格對經典做出正確的解釋。西塞羅和昆體良是跟隨修辭學教授學習希臘語的。


[26]
 　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從聖保羅和聖奧古斯丁那個時代以後，很少激起大家熱烈的討論。根據我的瞭解，希臘的神父對於半貝拉基教義仍舊難以忘懷，聖奧古斯丁的正統教義得自摩尼教的理論。


[27]
 　羅馬教會把奧古斯丁尊為聖徒，對加爾文(1509—1564A.D.，神學家和教會政治家)大事譴責，然而兩者之間就是拿神學顯微鏡來觀察，也很難發現有何相異之處。莫林教義為聖徒的權威所壓制，詹森教派類似異端邪說受到教會的貶抑，新教阿明尼烏斯教徒從旁嘲笑他們的爭論，同樣讓人感到困惑。也許更理性獨立的人看到阿明尼烏斯教派對《新約全書·羅馬書》的評注時，也會微笑以對。


[28]
 　紀念章正面是瓦倫提尼安的頭像，背面是卜尼法斯站在凱旋式的戰車上，一手拿鞭子一手執棕櫚枝，用4匹馬拖著座車，有的紀念章是四頭公鹿。說真的，他這樣做會倒大霉!我懷疑是否還能找到此類的紀念章，上面竟會出現臣民的肖像。


[29]
 　普羅科皮烏斯寫卜尼法斯的平生事跡，只寫到他返回意大利為止。普洛斯帕和馬塞利努斯都提及卜尼法斯的死亡，後者說到埃提烏斯提前一天準備好長矛，暗示這是一場正規的決鬥。


[30]
 　瓦倫提尼安頒布非常仁慈的法令，用來紓解努米底亞和毛裡塔尼亞臣民所受的苦難，蠲免所欠數額龐大的稅款，將貢金減到原有的八分之一，對於行省官員的判決，同意他們可以向羅馬的郡守提出上訴。


[31]
 　公元前149年迦太基爆發第三次布匿戰爭，迦太基於公元前146年投降，全城被夷為平地，居民全部被發賣為奴。從公元前146年到公元439年一共是585年。


[32]
 　我認為神話故事並不重要，敘述的著眼點在於圖爾的格列高利所關心的部分，所以他才把殉教的事跡從敘利亞文翻譯為希臘文，還寫進歐提奇烏斯教長所撰的編年史裡。


[33]
 　阿瑟曼尼(1687—1768A.D.，意大利古物學家和圖書館長)引用兩位敘利亞作者的作品。他們把七個長眠人的復活時間，說是塞琉古王朝建國的第736年(425A.D.)或第748年(437A.D.)。佛提烏(820—891A.D.，君士坦丁堡教長和歷史學家)讀過的希臘譯文上的時期是狄奧多西統治的第38年，相當於公元439年或公元446年。這期間要是從狄西阿斯宗教迫害開始算起，倒是很容易確定。但是說過了三四百年，穆罕默德就不知道這個傳奇，也是說不通的事。


[34]
 　詹姆士是敘利亞教會的東正教神父，生於公元452年，從公元474年開始寫講道辭，公元519年成為美索不達米亞行省薩魯格地方的巴特尼城主教，於公元521年逝世。要是阿西曼尼把詹姆士的講道辭譯為希臘文，就可以用來答覆巴羅尼烏斯的異議。


[35]
 　聖徒的紀事歷數量非常龐大，在126年(1644A.D—1770A.D.)之中，就有五十冊之多，日期的進展還沒有超過10月7日。壓制耶穌會的時代，可能也終止了這件工作，即透過神話和迷信的內容，傳遞歷史和哲學的教誨。


[36]
 　像這種宗教的傳奇可以帶來很大的好處，穆罕默德為故事裡的七個長眠人加上了一條狗(拉基姆)；說是太陽為了表示尊敬，不敢把光線射進山洞，竟然每天要改變兩次在天空運行的軌道；上帝很細心地照顧他們，為了防止軀體腐爛，要經常翻動他們的身體。


[37]
 　保羅是阿奎萊亞的輔祭，生在8世紀末葉，他把這個故事放在海邊一個大山洞裡，說是發現北國的七個長眠人受到蠻族的尊敬，他們穿著羅馬人的服裝。於是輔祭猜測是上天特別把他們留下來，要在不信神的國度成為未來的使徒。


[38]
 　有關阿提拉生平事跡的可信史料，可以從喬南德斯和普裡斯庫斯(公元5世紀，歷史學家和修辭學家)的著作裡找到。我並沒有參考阿提拉的兩本傳記，一本的作者是12世紀的達爾馬提努斯，另一本是16世紀的格蘭主教尼古拉·奧拉胡斯。不論現代匈牙利人增加多少材料，全部都是傳聞軼事，看來並不見得比神話小說高明。他們認為阿提拉入侵高盧和意大利時，曾經娶了無數的妻室，活到120歲。


[39]
 　匈牙利在歷史上連續被西徐亞人佔領三次，成為殖民區。(1)匈奴人阿提拉；(2)公元6世紀的阿巴雷人；(3)土耳其人或馬扎爾人在公元889年入侵，是現代匈牙利人的源頭，與最早兩次佔領的關係微乎其微，因為時間實在太遙遠。馬修·貝利烏斯的著作對古代和現代匈牙利提供非常詳盡的資料，我曾經參考著作的摘要。


[40]
 　蒂爾蒙特太過於相信教會作家的著作，浪費很大精力去爭辯，說是他們提到的戰爭與阿提拉等知名人士發動的戰爭，並不是同一場戰爭。


[41]
 　現代匈牙利人推算出他們的家譜，認為自己是諾亞的兒子含的第三十五代子孫，然而他們連自己父親的真正姓名都弄不清楚。


[42]
 　要是比較喬南德斯與布豐(1707—1788A.D.，法國自然科學家)的著作，那麼前者得自第一手的資料。有關阿提拉的細部描述，可能出於卡西多里烏斯的記載。


[43]
 　普裡斯庫斯提到的這個眾所周知的故事，不僅出現在本文中，也被喬南德斯所引用。喬南德斯解釋這把著名的劍和它的名字，特別附會傳說和神話的性質，表面上看是西徐亞人的神祇，事實上是借用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戰神馬爾斯。


[44]
 　為節省篇幅，我長話短說。在活人獻祭過程中，他們砍下犧牲者的肩膀和手臂，然後拋上天空，等掉落在祭壇柴堆上，看落下的位置和形狀，可預判凶吉。


[45]
 　奧古斯都說他最高興的事，莫過於有人可以讓他注視，而不用忍受別人用神聖的眼光看他，這種說法才是文明的英雄人物。


[46]
 　布瓦伯爵想為阿提拉脫罪，認為他沒有謀殺他的弟弟布勒達，不理會喬南德斯所提出的非常確鑿的證據，也不同意當代編年史上的記載。


[47]
 　哲歐根人相信匈奴人能隨意召來暴風雨。14世紀信伊斯蘭教的韃靼人提到，名叫格茲的石頭具有神奇的力量，能使自然現象產生變化，因而使他們在一場會戰中失利。


[48]
 　普裡斯庫斯的歷史著作對戰爭有詳盡記載，摘錄本提到派遣使臣的狀況，只有這部分保存下來。其他像喬南德斯、提奧菲盧斯、馬塞利努斯伯爵和普洛斯帕泰洛的原本，及亞歷山大裡亞或帕斯卡爾的編年史，都很容易找到，不過，這些作者提供的資料不完整。瓦布對戰爭發生的原因、經過情形及持續時間，全都深入地進行了研究和檢查，從而認定戰爭的時間沒有超過公元444年。


[49]
 　查士丁尼皇帝後來將這些堡壘全部恢復，擴大工事的面積並且增加防禦的強度，但是很快被阿巴雷人摧毀，他們繼承了匈奴人的權力和地位。


[50]
 　蒂爾蒙特對這次地震非常注意，它的強度使君士坦丁堡、安條克和亞歷山大裡亞都能感受到自然界的威力，但是教會作家卻認為是上天示警，加以熱烈的慶祝。那些受到民眾推崇的傳道師對地震有偏愛，可以拿來大做文章。


[51]
 　這位官員向蒙古皇帝提出報告，現在所據有的四個省(北直隸、山東、山西和遼東)，在政府正常運作之下，每年的稅收是50萬兩銀、40萬擔米和80萬匹絲綢。耶律楚材是位見識高邁操守廉潔的大臣，拯救人民免於流離失所，教導夷狄學習中華文化。


[52]
 　屠殺的人數在馬魯是130萬人、赫拉特是160萬人、內薩布爾是174.7萬人。有關這幾個城市，我參考了丹維爾的投影地圖。至於說到這些數字，我認為波斯人在誇大他們的損失，而蒙古人在炫耀他們的戰功。(譯者按：這三個城市被殺人數加起來是464.7萬人，與本文所記434.7萬人不符，有30萬人的誤差。)


[53]
 　切列菲汀·阿里是位歌功頌德的廷臣，在頌辭裡留下很多恐怖的事例，提到帖木兒在德裡的營地時，看到印度的大軍出現在眼前，帶著微笑下令屠殺10萬名俘虜。他在伊斯法罕殺死當地的居民，砍下7萬個人頭堆成幾座高塔。巴格達發生叛亂，他用同樣的方式大力鎮壓。切列菲汀無法從官員那裡獲得正確的資料，但是有另外一個歷史學家說砍下9萬顆人頭。


[54]
 　後人稱阿提拉是「上帝之鞭」，古代人像是喬南德斯和普裡斯庫斯都不知道有這個說法。現代匈牙利人憑著想像，認為高盧有個隱士最早使用這個說法，說是阿提拉喜歡這個頭銜，可以增加皇室的威嚴。馬斯庫和蒂爾蒙特都提到此事。


[55]
 　聖克利索斯托的傳教士使大量西徐亞人改信基督教，這些人都居住在多瑙河北岸，以帳篷和大車為家。伊斯蘭教徒、涅克塔裡烏斯教派和拉丁基督徒，都認為成吉思汗的子孫會信奉他們的宗教，事實上，這些蒙古君王對相互敵對的傳教士，無分厚薄一視同仁。


[56]
 　日耳曼人把瓦魯斯率領的軍團殺得一個不留，還特別冒犯羅馬的法律和律師。有個隨軍的律師被抓到，蠻族說是為了杜絕後患，就將他的舌頭割掉，還把他的嘴給縫起來，大家這才感到滿意，說是唯有這樣毒蛇才不會絲絲作響。


[57]
 　普裡斯庫斯的意思是，匈奴人覺得自己的方言不僅聲音刺耳，而且造成很多麻煩，所以情願說高盧話或拉丁話。


[58]
 　菲利普·科米納(1445—1509A.D.，歷史學家)詳盡敘述路易十一臨終前幾個月的狀況，提到他的御醫真是本領通天，能從這位嚴厲又貪婪的君王身上，硬是弄到5.4萬克朗以及一個入息最豐的主教職位。


[59]
 　克裡索斯托大聲疾呼也提出抨擊，把拜占庭的奢侈品拿來拍賣對大家會有好處。每個富人的家裡都有純銀的半圓形桌子，兩個人都別想抬得起來。純金的瓶子重達40磅，甚至連杯子和碟子都是純金製品。


[60]
 　從普裡斯庫斯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和約的款項並不是很有條理，表達也不是很清楚，但是馬塞利努斯伯爵的說法就有點匪夷所思：(1)阿提拉自己乞求和平與禮物；(2)就在這個時候，印度使臣送給狄奧多西皇帝一頭馴服的老虎，體型碩大而美麗。


[61]
 　普羅科皮烏斯列舉出色雷斯有182個堡壘或城堡，其中有一個堡壘名叫伊西蒙圖，濱臨黑海鄰近的安奇阿盧斯，所處的位置非常重要。阿茲穆斯的名字和城牆到查士丁尼在位時仍舊存在，但是勇敢的居民遭到羅馬君王的猜忌，後來全部滅絕，不知所終。


[62]
 　聖傑羅姆和聖奧古斯丁之間發生激烈的爭辯，好像是想用不同的方法，盡全力來調解聖彼得和聖保羅這兩位使徒的口角，使得這個重要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事實上，宗教的嚴厲和寬厚，無論是天主教或新教的神學家，還是每個時代的律師和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


[63]
 　孟德斯鳩用生花妙筆，栩栩如生地描述阿提拉的高傲及羅馬人的可鄙。他對普裡斯庫斯的斷簡殘篇都沒有放過，這讓我很欽佩，因為很少有人理會普裡斯庫斯的著作。


[64]
 　我倒是很願意相信，這個膽大妄為的傢伙後來涉嫌叛逆，被阿提拉下令用磔刑處死。但是在被殺的這些人中，有兩個人的名字都叫君士坦提烏斯，普裡斯庫斯很想說清楚，結果卻讓人更糊塗。


[65]
 　馬克西明施展長才，協助阿爾達布裡烏斯在公元422年與波斯簽訂和平條約。等到馬西安登基，拔擢馬克西明出任寢宮總管，在公佈的詔書中他位居四位首席大臣之列，後來在東部各行省擔任政府和軍隊的各種重要職位。他平服埃塞俄比亞人的入寇事件，處理善後很得民心，等他過世以後，埃塞俄比亞人還感懷不已。


[66]
 　普裡斯庫斯是色雷斯的潘尼烏姆地方人士，憑著口若懸河的辯才，成為那個時代最有名氣的詭辯家。他撰寫七卷《拜占庭史》敘述當時的狀況，雖然學者對他的作品能有持平之論，我卻認為他是異教徒。


[67]
 　匈奴人一直瞧不起農耕生產的工作，他們是獲得勝利的民族，難免要盡情運用所獲得的特權。哥特人有很多勤勉工作的臣民，所以把鄰居看成一群餓狼，心懷畏懼之感。薩爾特人和塔吉克人都是從事農耕的部族，除了供應自己生存所需，還要進貢給懶惰而又貪婪的主子——烏茲別克的韃靼人。


[68]
 　從當時的狀況看來，普裡斯庫斯越過多瑙河和特斯河，並沒有抵達喀爾巴阡山山麓。阿格裡亞、托開伊和傑茲貝陵都位於平原，他行經的路線都被限制在上述地區之內。阿提拉的營地位於比尤達和多瑙河以西36英里，比亞認為是托開伊，而奧特洛喀賽這位博學的匈牙利人說是傑茲貝陵。


[69]
 　阿提拉皇室所住的村莊，與成吉思汗後裔所住的小城卡拉科隆很類似，雖然看起來有很多定居的居民，就13世紀的狀況，無論就面積大小和建築規模而言，還比不上聖丹尼斯修道院所在的小鎮。伯尼爾(17世紀英國歷史學家和傳教士)對奧朗澤布大君的營地極為讚譽，說是混合著西徐亞的習俗和印度的奢華。


[70]
 　蒙古人在通卡特的宴會中，爭相展現他們在亞洲奪取的戰利品。但成吉思汗的寶座上仍舊鋪著老舊的黑毛毯，從他擢升為君王以後，就坐在上面指揮黷武好戰的遊牧民族。


[71]
 　要是我們相信普魯塔克的記述，就會知道西徐亞人的習慣，是在縱情歡宴的場合，為了振奮戰爭的勇氣，會撥著弓弦唱出豪邁的歌聲。


[72]
 　普裡斯庫斯提到這次出使發生了非常奇特的事件，但除了他的記述外，找不到任何旁證。我對這方面並沒有成見，只是簡要敘述當時的歷史背景，與羅馬使臣的旅程和任務的關係不大。


[73]
 　蒂爾蒙特曾經提到過寢宮總管的繼位，實際上是他們用狄奧多西的名義統治整個帝國。從歷史的記載可以知道，在君士坦丁堡宮廷這類寵臣當中，克裡薩菲烏斯可以算是最可惡也是最後的一個。他的教父優迪克是一個異端教派的創始者，克裡薩菲烏斯不僅多方袒護，還幫著迫害正統教會。


[74]
 　從普裡斯庫斯殘留的作品中，可以知道這次陰謀事件以及嚴重的後果。這位歷史學家並沒有提到精確的日期，但是在那三四年之間，阿提拉和東部帝國展開了一系列的談判，直到公元450年狄奧多西死亡才告終止。


[75]
 　狄奧多魯斯的選集和帕斯卡爾的編年史都記載著狄奧多西墜馬身亡，並沒特別提到受傷的情形，但是必然會發生這種後果，也沒有必要加以杜撰，所以我們相信14世紀一個希臘學者卡利斯圖斯的敘述。


[76]
 　《亞歷山大裡亞編年史》或帕斯卡爾的《編年史》提到這段傲慢的言辭是在狄奧多西的時代，很可能他將時代提前了，但遲鈍的編年史家編造不出阿提拉說話的風格。


[77]
 　《法蘭克王國創建史》第二卷，對高盧受到匈奴人入侵的狀況，描述得非常清楚，但很有見地的作者都博斯神父，常為了體制和臆測而把自己弄得不知所措。


[78]
 　維克托·維廷西斯提到他在作戰時非常勇敢，等他運氣不好時，就難免指責他行事過於魯莽。塞巴斯蒂安配得上「急先鋒」的美稱，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冒險行動以及以後在西西里、高盧、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做出的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都可證明這點。馬塞利努斯和埃提烏斯的編年史裡，都隱隱約約提起過，即使在他最不幸時，還是有很多追隨者不惜為他賣命，所以他才能縱橫赫勒斯滂海峽和普羅蓬提斯海一帶，後來還佔領巴塞羅那。


[79]
 　弗裡基裡杜斯是當代史學家，寫出這段對埃提烏斯的描述之詞，他的作品有若干片段被圖爾的格列高利保存下來。弗裡基裡杜斯基於責任或利害關係，誇大埃提烏斯的事功。若他不強調埃提烏斯的天性寬厚，就會更讓人信服。


[80]
 　使節包括羅慕路斯伯爵、諾裡庫姆省長普洛摩圖斯和軍方的羅馬努斯公爵在內。陪同人員有該行省佩托維奧知名的市民塔圖盧斯，以及奧列斯特的父親，他娶了羅慕路斯的女兒。


[81]
 　普洛斯帕提及高盧有些比較偏遠的地區被指定給阿蘭人居住，然而都博斯不同意。如果不論都博斯的修正，合理假設阿蘭人有兩個殖民區或守備部隊，這樣我們就可以確定他的主張，消除他的否定意見。


[82]
 　薩伏伊在古時稱為薩保狄亞，阿米阿努斯最早提到。《職官志》裡列出兩個軍事要點，都在行省的地區內，有一個步兵支隊配置在多菲內的格勒諾布爾，還有一個船艇隊停泊在埃佈雷杜努姆，用來控制訥沙泰勒湖。


[83]
 　薩爾維安企圖解釋神意的運作方式，可以解釋成惡人的災難是審判，正義之士的災難則是試驗。


[84]
 　有關狄奧多里克一世統治的權威性說法，可以參閱喬南德斯的著作，埃提烏斯的《編年史》以及兩位普洛斯帕的《編年史》《法蘭西史》都對其加以運用和摘錄。此外還可加上薩爾維安的神學論文和西多尼烏斯的《阿維圖斯頌辭集》。


[85]
 　格列高利自己沒有說出「墨洛溫」這個名字，不過若是追溯到7世紀初葉，墨洛溫王朝就成為了皇家的特定稱呼，甚至可以代表法蘭克王國。一個有才氣的學者認為墨洛溫來自偉大的馬羅波傑斯，他能夠確切證明，這位君王在把他的名字賦予這個家族時，年代遠比基爾德裡克的祖先更為古老。


[86]
 　塔西佗(56—120A.D.，羅馬歷史學家，著有《編年史》和《歷史》共三十卷)和圖爾的格列高利一直提及的日耳曼人習俗，最後還是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所採用。在10世紀的一份手稿上，蒙福孔對一種很熟悉的儀式過程進行了完整敘述，雖然不知起源的時間，但在大衛王時代就已運用。


[87]
 　[譯注]高盧南部地區成為羅馬行省後，人民受到同化，與羅馬人一樣留短髮，而中部和北部的高盧人都留長髮，此地區自古被稱為長髮高盧。


[88]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曾詳細敘述古代法蘭克人的外貌、衣著、武器和習性，這樣描述雖然很粗糙，還是很有實用價值，丹尼爾神父特別加以推崇。


[89]
 　有些地理學家說第斯帕岡的位置是在萊茵河的日耳曼這邊。


[90]
 　[譯注]貝爾京地方是指塞納河以北到萊茵河之間的地區，後劃分為四個行省，靠萊茵河的兩個行省稱為第一日耳曼尼亞和第二日耳曼尼亞；在西邊的兩個行省稱為第一貝爾京和第二貝爾京，其中第二貝爾京行省靠海，第一貝爾京行省在內陸。


[91]
 　卡邦納裡亞森林是阿登大森林的一部分，位於埃斯科河或斯海爾德河和默茲河之間。


[92]
 　精確的地點曾經是一個城鎮或是村莊，稱為維庫斯·海倫娜，現代地理學家發現不論是名稱還是地點都位於蘭斯。


[93]
 　法蘭西的學者急著要在高盧建立王國，就從西多尼烏斯的沉默中找出強烈的論點。西多尼烏斯不敢暗示說，法蘭克人其實是在被征服以後，才被迫渡過萊茵河的。


[94]
 　薩爾維安用含混而誇大的語氣表示，博學的馬斯庫曾明確認定這三個城市遭受巨大的災難。


[95]
 　普裡斯庫斯提過他們的爭位但是沒有說出兩兄弟的名字，他在羅馬見到過老二，是一個沒留鬍鬚的年輕人，梳著很長的鬈發。本篤會的編者認為他們是法蘭克人國王的兒子，但是這些國王名不見經傳，統治著內卡爾河兩岸地區。豐西馬格尼有不同的看法，他證明了克羅狄昂的兩個兒子爭位，年幼的弟弟名叫墨洛維烏斯，是基爾德裡克的父親。


[96]
 　墨洛溫家族對王位的繼承採用世襲制度，但是逝世國君的每個兒子，都有資格分享財產和領地。


[97]
 　現在還留存著一種獎章，上面有霍諾裡婭可愛的頭像，頭銜是奧古斯塔，背面有不太適宜的傳奇「Salus Reipublicoe」，環繞著基督的聖名。


[98]
 　這種說法很有道理，要是女性可以繼承帝位，瓦倫提尼安娶了狄奧多西二世的女兒和繼承人，就可以有權力統治東部帝國。


[99]
 　喬南德斯敘述霍諾裡婭的韻事並不完整，普洛斯帕和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也如此，而且他們的敘述並不一致，除非我們把她與尤金尼烏斯的私通，以及對阿提拉的許身這兩件事的時空分開，不然無法解釋這種敘述上的差異。


[100]
 　喬南德斯的著作裡，記載著這次戰爭最可信而詳盡的狀況。他運用很多卡西多里烏斯的史料，有的摘要引錄，有的加以改寫，不僅冗長而且重複，後來經過圖爾的格列高利、埃提烏斯、伊希多爾和兩位普洛斯帕的《編年史》，加以修正和潤飾。《法蘭西史》把可以搜集的古代的材料全部刊登上去，所以讀者要仔細地分辨，有的部分雖說是摘錄埃達提烏斯的《編年史》，但是與加利西亞主教所寫的本文，明顯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101]
 　古老的傳說還是值得重視，因為會與那個時代的真實歷史發生連帶的關係。


[102]
 　[譯注]聖熱納維耶芙於公元423年生於南特，15歲時獻身聖職，在巴黎被蠻族圍攻時行神跡，救活人民無數，死於公元512年，成為巴黎的主保聖徒。


[103]
 　比亞伯爵抱持懷疑的態度，但與主要的理由或批評不盡相吻合。難道圖爾的格列高利對於梅斯受到蠻族摧毀的記載還不夠精確？相隔時間不到一百年，受害的人民對城市的命運應是記憶猶新，難道居住在那裡的君王不是奧斯特拉西亞的國王？博學的伯爵著手要為阿提拉和蠻族辯護，就盡量利用埃達提烏斯發生錯誤的地方，故意遺漏正確事實，像是埃達提烏斯就列舉每次被毀的事例。


[104]
 　阿維圖斯的頌詞以及喬南德斯的《哥特史》第三十六章，敘述了阿提拉、埃提烏斯和西哥特人的策略，但都不夠完善。這兩位詩人和歷史學家明顯帶有個人或種族的偏見，前者過分吹捧阿維圖斯的功勞和重要，後者擔心會讓哥特人的狀況真相大白。但只要他們對雷同之處不厭其煩地加以解釋，就可證明他們所述真實無虛。


[105]
 　喬南德斯對埃提烏斯的軍隊做了查證：萊提人是一支血統混雜的蠻族，可能是高盧的土著，或是歸化的異族；裡普阿里人的得名是由於他們的地盤有三條河流通過，就是萊茵河、默茲河和摩澤爾河；阿摩裡卡人擁有塞納河到盧瓦爾河之間所有獨立的城市；撒克遜人在巴約行政區有一個殖民城市；勃艮第人定居薩伏伊；佈雷翁人是雷提亞一個黷武好戰的部族，居於君士坦斯湖東邊地區。


[106]
 　奧爾良能夠安然無恙可說是奇跡，這要歸功於神聖的主教，而且他有先見之明。


[107]
 　沙隆或稱杜洛卡塔勞隆，後來又叫作卡塔勞尼亞，早先是蘭斯區域的一部分，離蘭斯城只有27英里。


[108]
 　坎帕尼亞或稱香檳，圖爾的格列高利經常提到這個地方。這個行省面積廣闊，蘭斯是首府，最高行政首長是位公爵。


[109]
 　我認為像這種激勵士氣的訓話，通常是歷史學家按情節的需要編寫出來的。然而那些年老的西哥特人曾在阿提拉的麾下服務，把當時的狀況不厭其煩地告訴卡西多里烏斯，所以阿提拉這段談話的理念和表達方式，帶有最早西徐亞人的那種風格。


[110]
 　[譯注]腓特烈二世(1712—1786A.D.)即腓特烈大帝，是普魯士國王，黷武好戰，擊敗奧地利，建立近代德國的軍事武力，也是一代名將。


[111]
 　比亞伯爵仍舊駁斥埃提烏斯的正確史實，認為阿提拉分別在兩次會戰中失利，前面一次會戰發生在奧爾良附近，狄奧多里克被殺；後面這次在香檳，為狄奧多里克報了大仇。


[112]
 　埃提烏斯的策略和托裡斯蒙德的行為，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按照圖爾的格列高利所抱持的觀點，埃提烏斯讓法蘭克王子回國，是以類似的意見暗示他。然而埃達提烏斯的敘述就很荒謬，說是埃提烏斯在夜間秘密與匈奴人和西哥特人的國王見面，分別從他們那裡獲得1萬金幣的賄賂，作為讓他們安然撤退的代價。


[113]
 　殘酷暴行受到克洛維之子狄奧多里克嚴厲的譴責，照時間推算，詳細的情節應該發生在阿提拉入侵期間。克洛維的家族居住在圖林吉亞，長久以來都流傳著民間傳說，據說他在艾森納克地區召集會議。馬斯庫精確定出古老的圖林吉亞所包括的範圍，此地區因高盧的特爾文吉部族而得名。


[114]
 　蒙古人在13世紀，利用為他們服務的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製造大型機具攻打中國的城池，有的弩炮可以投射重達150磅到500磅的石塊。中國人為了防衛自己的國家，當時就知道運用火藥，甚至造出炸彈，比起歐洲人將之用於戰場早了150年。這種天賜的武器雖然威力強大，還是無法保護懦弱的國家。


[115]
 　喬南德斯和普羅科皮烏斯都提到這件事，但無法判定最早的史料來源。希臘歷史學家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把圍攻阿奎萊亞的時間說成在埃提烏斯逝世以後。


[116]
 　敘述羅馬帝國與阿提拉之間的戰爭時，另外有一場會戰非常著名，但後人並不瞭解詳情。兩位博學的意大利人西戈尼烏斯和穆拉托裡，對這個題目有深入的研究，給我帶來很多的啟發。


[117]
 　蘇伊達斯(約11世紀，拜占庭辭典編纂家)編纂包羅萬象的辭典時，在兩個不同的標題下記述這件軼聞。


[118]
 　保羅這位輔祭在8世紀末葉寫了一篇文章敘述意大利的行省，其中威尼提亞行省的歷史一直到查理曼時代為止，還是《維羅納簡史》這本著作中最有趣的部分。馬菲(1675—1755A.D.，意大利戲劇家、建築家和學者)侯爵寫出詳盡的論文，讓我們大開眼界。


[119]
 　找不到當代的證據可用來證實這次的遷移，但事實不容置疑，有些傳統保存著相關的情節。阿奎萊亞的市民在格拉杜斯島找到棲身之處，帕杜阿的市民則逃到裡維烏斯·阿爾圖斯，威尼斯這座城市就慢慢建立起來。


[120]
 　威尼提亞的島嶼從格拉杜斯到克羅迪亞或稱基奧嘉，地理位置和古代遺跡全部精確記載在當代的地圖集上。


[121]
 　馬菲用博學的古物學家和忠誠的臣民的精神，翻譯並解釋這封很奇異的信件，他認為威尼斯是羅馬共和國唯一合法的繼承者。他把後來成為統領的卡西多里烏斯寫這封信的時間定為公元523年，當然，等到他要為卡西多里烏斯編纂全集，卡西多里烏斯更是已經成為最有權勢的人物。後來他還出版了一篇討論卡西多里烏斯名字拼法的論文。


[122]
 　我參閱過《威尼斯政府全史》第二卷，發覺它徒有虛名，沾染很多黨派鬥爭的惡意攻訐，把真實和偽造的資料都混在一起，讀者應該盡量保持中庸之道。


[123]
 　可參閱西多尼烏斯的書信，裡面最早提到阿維努斯和他的敵手巴西裡烏斯，可以從中瞭解到他們的狀況和相互之間的關係。西多尼烏斯曾經深入研究過元老院兩位首領的個性，但是他把巴西裡烏斯當成真正的知心朋友。


[124]
 　從利奧留傳下來的141封書信中，我們可以明瞭他的氣質個性和行事風格。他從公元440年到公元461年擔任教皇，工作極為繁重，在教會歷史上展現耀目的光芒。


[125]
 　馬菲侯爵在地誌學方面不僅興趣濃厚而且極有見地，他認為阿提拉和利奧會晤的地點是在阿里奧利卡附近，現在稱為佩斯契拉，正好在河流注入湖泊的河口處。卡圖盧斯的莊園位於風景美麗的薩米奧半島上，也可發現維吉爾在班德斯村莊裡的安第斯山脈，也就是維羅納小山的斜坡，緩緩下降到曼圖亞的平原。拉斐爾的油畫在梵蒂岡，阿爾加底的青銅浮雕在聖彼得大教堂的祭壇。巴羅尼烏斯很勇敢地支持畫作上的幽靈，這些都是真實的人物，那些博學而且虔誠的天主教徒並不見得表示贊同。


[126]
 　拉斐爾的油畫在梵蒂岡，阿爾加底的青銅浮雕在聖彼得大教堂的祭壇。巴羅尼烏斯很勇敢地支持畫作上的幽靈，這些都是真實的人物，那些博學而且虔誠的天主教徒並不見得表示贊同。


[127]
 　判定伊爾狄科有罪的消息傳到君士坦丁堡，但是名字不對；馬塞利努斯提到歐洲的暴君，在夜間被一個婦女執刀殺死；高乃依(1606—1684A.D.，法國戲劇家)用真實的史料寫出了一部悲劇，有四十行誇大的言詞描述血腥的入寇，最後是阿提拉發出憤怒的呼喊。


[128]
 　喬南德斯提到阿提拉死亡葬禮的奇異情節，可能是轉述自普裡斯庫斯的記載。


[129]
 　公元450年11月27日，普拉西狄亞在羅馬逝世，埋葬在拉文納。她的遺體裝在棺木裡，放置在香柏做的支架上，保存了很久的年代。正教的教士對她極為推崇，聖彼得·克裡索羅古斯認為她擁護「三位一體論」不遺餘力，為教會建立了莫大的功德。


[130]
 　西多尼烏斯身為詩人非常世故，不會去吹捧埃提烏斯，何況這位大臣曾經傷害或侮辱過阿維圖斯和馬約裡安，倒是後面兩位成為詩人歌頌的英雄。


[131]
 　埃提烏斯和瓦倫提尼安的死亡，有關的原因和細節都秘而不宣，而且眾說紛紜。普羅科皮烏斯是位捕風捉影的作家，而且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他的敘述後來被五六個編年史家採用，但是都經過訂正。這些編年史都不在羅馬或意大利出版，所以只能當作市井小民的謠聞，後來流傳到高盧、阿非利加、君士坦丁堡和亞歷山大裡亞。


[132]
 　維提烏斯是知名的鳥卜官，他的解釋被瓦羅引用，可參閱他的全集第十八卷。


[133]
 　按照瓦羅(116B.C.—27B.C.，羅馬學者和諷刺詩人)的說法，12個世紀算到公元447年期滿，但是羅馬真正建城的年代還是不精確，所以到期的時間可能有些許的提前或延後。


[134]
 　薩爾維安作品第五卷充滿悲慘的哀慟之辭以及嚴厲的謾罵指責，他這種毫無節制的自由主義作風，證明羅馬政府不僅懦弱而且確實腐化不堪。他的作品公開發表的時間，是在喪失阿非利加以後(439A.D.)和阿提拉戰爭之前(451A.D.)。


[135]
 　西班牙的巴高達聯盟與羅馬軍隊展開正式的會戰，埃提烏斯的《編年史》再三提及薩爾維安用疾言厲色的語氣，訴說西班牙人民的災禍與叛變。


[136]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的朋友塞拉努斯，對於過世的皇帝表達獨特但善意的包涵態度，西多尼烏斯在《書信集》第二卷的第十三封書信中，反駁了塞拉努斯的矛盾之處。雖然這封信用華麗的文體寫成，其中充滿讚揚之詞，但我們還是可以瞭解到馬克西穆斯的為人處世之道。


[137]
 [譯注]達摩克利斯是敘拉古僭主狄奧尼西烏斯的寵臣，有次主子說要讓他享受世間的榮華富貴，設宴款待讓他高居首位，然而用一根馬尾巴毛將一把利劍吊起高懸在他的頭頂，這時他的快樂和興奮立刻消失。


[138]
 　縱使普羅科皮烏斯、伊法格裡烏斯、埃提烏斯、馬塞利努斯提出證據，博學的穆拉托裡還是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他特別認為很多說法在時空關係上站不住腳，比如在迦太基附近生長的無花果，在摘下來第三天就運到羅馬的元老院。


[139]
 　普洛斯帕的《編年史》證實教皇利奧獲得勝利，但巴羅尼烏斯對根西裡克赦免三座使徒教堂一事，表示不以為然，甚至對教皇可疑的證詞也表示不予贊同的態度。


[140]
 　揮霍成性的卡圖盧斯首先將卡皮托的屋頂鍍金，這件事真實性如何，眾說紛紜。但是有位皇帝倒是不同凡響，圖密善光是在整座神殿的外部鎏金就花費了1.2萬泰倫(240萬英鎊)。克勞狄安和魯提裡烏斯特別加以證實，無論是基督徒還是哥特人，都沒有拆除這座光輝奪目的建築，而且可以看到卡皮托神殿的殿頂有鍍金的雕像和四匹馬拖曳的戰車。


[141]
 　[譯注]公元66年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發生叛變，提圖斯是韋斯巴薌的長子，負責平亂。耶路撒冷的聖殿被焚，聖器成為羅馬人的戰利品。從此猶太人向外流亡，猶太教成為沒有主要寺廟、沒有最高祭司，也沒有獻祭儀式的宗教。


[142]
 　裝運卡皮托神殿寶藏和遺物的船隻遭遇海難沉沒，整個艦隊只有這一艘出事。那些信奉異教的詭辯家難免要沾沾自喜，說是褻瀆神聖的船隻就會遭到這種下場。


[143]
 　迪奧格拉提阿斯掌管迦太基教會只有3年，要是他沒有私下被埋葬，那些瘋狂的民眾為了供奉神聖的遺骸，會把他的屍體擺佈得不成樣子。


[144]
 　[譯注]公元前216年8月2日，漢尼拔率領的聯軍與羅馬執政官包盧斯和瓦羅的軍團在坎尼發生會戰。漢尼拔用中央誘敵兩翼包圍的戰術，殲滅羅馬軍隊7萬人。


[145]
 　阿維圖斯的平生事跡和登基稱帝疑點很多，只能根據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公開發表的頌辭加以推測。西多尼烏斯不僅是他的臣民，也是他的女婿。


[146]
 　西多尼烏斯拿小普林尼當範例，對名叫阿維塔庫姆的莊園，用華麗的文章做了冗長而詳盡的敘述。這座莊園是阿維圖斯的產業，精確的位置無法得知，倒是可以參考薩瓦隆和西爾蒙所寫的註釋。


[147]
 　西多尼烏斯在拜訪了產業位於尼姆附近的友人以後，曾經敘述哥特貴族的鄉居生活。他們把早上的時光花在網球場或圖書室，圖書室裡有拉丁作家所寫的通俗和宗教的書刊，通俗讀物供男士消遣之用，宗教書籍供婦女閱讀。每天供應午餐和晚餐，菜餚是燉煮或燒烤的肉類，還有葡萄酒。在兩餐之間的時光，可以小睡片刻，然後就騎馬出遊，回來以後洗熱水浴。


[148]
 　西多尼烏斯在頌詞裡花了七十行的篇幅，描述狄奧多里克和高盧人一直對阿維圖斯糾纏不休，非要勉強他同意不可。但是一個講實話的歷史學家只用一句話就可說明一切，那就是「羅馬人喜歡當皇帝」。


[149]
 　塞維爾主教伊希多爾有哥特皇室的血統，認定這是一種罪行，只是他們的奴隸喬南德斯很卑劣地為之掩飾。


[150]
 　像這類精心安排的敘述通常帶有政治動機。在搜集他的書信出刊之前，一定經過西多尼烏斯友人的授意，目的是要轉移公眾的視聽，所以第一卷會分開出版。


[151]
 　在對狄奧多里克的素描中，我已經隱匿若干細微的情節和純技術的用語。要想獲得這樣確實的資料，狄奧多里克就得像市場上要出售的奴隸一樣，全身赤裸裸地展示給西多尼烏斯看得一清二楚。


[152]
 　據說，狄奧多里克無論在高盧或西班牙，都自動提出嚴正承諾，說要對帝國忠誠。


[153]
 　從蘇維匯國王的意圖來看，可以知道從加利西亞的港口到地中海的航行，已經是平常之事。布拉卡拉或布拉加的船隻只要很小心沿著海岸前進，就不會迷失在大洋之中。


[154]
 　蘇維匯人之戰是埃提烏斯《編年史》最可信的部分，他那時擔任伊裡亞·弗拉維主教，既是旁觀者也是受害人，喬南德斯在《哥特史》中帶著愉悅的心情加以詳述。


[155]
 　西多尼烏斯雕像位於圖拉真圖書館一處柱廊下，與著名作家和演說家的雕像放在一起。


[156]
 　西多尼烏斯讚許裡西默的皇家身世，並暗示他可合法繼承哥特人和蘇維匯人的王國。


[157]
 　根據維克托·圖努尼西斯的說法，赦免無罪的阿維圖斯是同情心的表現，也顯示出極為藐視的態度。他說阿維圖斯是「個性單純的人」，這種稱讚非常客觀，比起西多尼烏斯的歌功頌德要真誠得多。


[158]
 　據稱尤里安在戴克裡先的宗教迫害時期遭難，圖爾的格列高利是他的門人弟子，曾經寫出整本書來推崇殉教者尤里安的光榮事跡，提到他的遺骸發生了50件奇跡，有些真是匪夷所思。


[159]
 　圖爾的格列高利對於阿維圖斯這位老鄉的統治，只是很簡略地提及，修正了很多錯誤的地方。根據埃提烏斯的說法，好像是暗示他是受害身亡。伊法格裡烏斯認為他死於瘟疫，但是事情秘而不宣。


[160]
 　這篇頌詞是在公元458年底前發表的，那時皇帝還仍舊是執政官，看來是費盡心血的欺人之談，全篇裝飾著謊言和無關痛癢的瑣事，表達的方式不僅缺乏立場而且相互矛盾。西多尼烏斯沒有掌握重點，無法凸現人物的主要風格，完全欠缺這方面的技巧，其中對馬約裡安平素生活的描述就用去200行文字。


[161]
 　埃提烏斯的妻子逼她的丈夫要立即將馬約裡安處死，對於他遭到黜退私下感到很高興。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埃提烏斯與貝利薩留和莫爾伯勒完全一樣，他們都受老婆的控制。這些婦人憑著狂熱的虔誠信仰，有時會幫助丈夫完成不可思議的工作，但是難免會提出卑劣而殘酷的要求。


[162]
 　阿勒曼尼人越過雷提亞的阿爾卑斯山，在貝林佐山谷被擊敗，特西河從阿杜拉山流下經過此處注入馬焦雷湖。這場喧騰一時的勝利只殲滅900名蠻族，顯示出意大利已淪入極度虛弱的地步。


[163]
 　原文dilationes的意義是「遲延」，會讓讀者產生誤解，我認為就整個句子的含義來說，應該用「誣告」delationes這個詞比較正確。


[164]
 　馬約裡安從阿維圖斯國內敵人的口裡聽聞阿維圖斯所作所為都是暴政，所以他以後公開承認涉及阿維圖斯的死亡，覺得有功就應該受到推崇。處於這種情況之下，西多尼烏斯感到害怕，只有韜光養晦，著述《十二愷撒》及《阿非利加民族志》等書，要從與阿維圖斯危險的關係中脫身。


[165]
 　可以參閱馬約裡安致元老院的詔書和信函，然而他在有的地方用「王國」而不用「共和國」來表示，也是那個時代已經腐敗的象徵之一。


[166]
 　馬約裡安頒布的法律(數量只有九種，但是都很冗長而複雜)，全部列在《狄奧多西法典》的後面，讀者可以參閱。戈德弗羅伊對新增的部分沒有任何評論。


[167]
 　[譯注]財產估值每15年舉行一次，用來評定個人的產業作為稅額和貢金的標準；如果稅收發生短缺的現象，就用超量財產估值來加稅。


[168]
 　[譯注]在兩位安東尼皇帝中，第一個是安東尼·皮烏斯，他的皇后名叫福斯蒂娜，是執政官維魯斯的女兒，因貌美而被人誹謗疑為不貞，他對謠言不加理會。第二位是馬可·奧勒留·安東尼，他的妻子是皮烏斯皇帝的女兒，名字也叫福斯蒂娜，素以風流韻事和容貌艷麗著稱於世。所以提到福斯蒂娜金幣，很難知道是紀念哪位皇后，羅馬人同名同姓實在太多，尤其是女性，經常是女兒沿用母親或姑母的名字，很難分得清楚。


[169]
 　博學的格裡夫斯(1602—1652A.D.，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經過很用心的研究，發現安東尼時期的金幣重量是118格令，到第5世紀的金幣只有68英喱。馬約裡安基於當時缺乏錢幣，決定讓所有的金幣成為通貨，哥特人的金幣因為成色不足，排除在外。


[170]
 　皇帝非常憤怒，用激烈的語氣斥責托斯卡納的行政長官洛加提安，說他執法不嚴，過於婦人之仁。馬約裡安定出法條要懲罰拒不改嫁的寡婦，他的後任塞維魯登基後立刻廢除這項規定。


[171]
 　頌詞裡提到軍隊的編組和越過阿爾卑斯山的狀況，這才是最有參考價值的部分，比亞寫出非常中肯的評述，薩瓦隆和西爾蒙都無法與他相比。


[172]
 　弗洛魯斯(2世紀末期，詩人和羅馬歷史學家)沉醉在詩意的幻想之中，可以使森林很快變成船隻。說實在的，這件事的處理過程，如同在波裡比阿在作品第一卷所敘述的情況，都超出人類的能力以外，與事實不符。


[173]
 　根據普羅科皮烏斯的說法，當根西裡克引導這位不知底細的客人進入迦太基的軍械庫時，兵器自動發出撞擊的聲音。馬約裡安把自己的黃頭髮染成黑色。


[174]
 　根西裡克把村莊燒掉，在水裡下毒。都博斯提到，摩爾人為了逃過焦土政策的毀滅性做法，就把庫存的供應品埋藏在地下，有時同一處地點會挖二三百個坑，每個坑至少可以放400蒲式耳的穀物。


[175]
 　埃提烏斯能夠安全留在加利西亞，裡西默的權勢也無法及於該地。他大膽而且誠實地承認汪達爾人靠叛徒成功，但他卻掩飾叛徒的身份。


[176]
 　西多尼烏斯用冗長的記載來描述在阿爾勒的一次晚餐，馬約裡安死前不久邀他前去訪問。他本來沒有意願要頌揚一個過世的皇帝，但是隨口一句公正的評語，勝過600行花錢買來的頌詞。


[177]
 　蒂爾蒙特對於非基督徒的德行表示出憤慨的態度，他認為異教徒的歷史學家有狂熱的偏袒行為，才會對馬塞利努斯寫出有利的描述。


[178]
 　馬塞利努斯一生的是非功過很難定論，希臘的歷史學家和當代的拉丁編年史所記載的事項無法吻合。


[179]
 　我必須為伊吉狄烏斯主持公道，他就是西多尼烏斯讚譽有加的主將，但是故意略去名字，負責指揮馬約裡安的後衛。埃提烏斯從公眾的報道中知道他是基督徒，推崇他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誠。普裡斯庫斯提及他的軍人武德。


[180]
 　丹尼爾神父的觀念很膚淺而且過於現代化，他首先倡導某些異議的論點來反對基爾德裡克的事跡，但是都博斯和爭奪蘇瓦松學會獎金的兩位作者，對這些觀念都感到滿意。在有關基爾德裡克放逐期限這個問題上，那就需要延長伊吉狄烏斯的生命，超過埃提烏斯在《編年史》上所指出的時間，再不然就要修正格列高利的原文，要將之改為翌年4月而不是當年8月。


[181]
 　西多尼烏斯逼得自己要去承認裡西默的苦惱。意大利只有向台伯河訴苦，就在向河神乞求時，羅馬卻情願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公開宣佈要拋棄古老的權力，懇求東方女神奧羅拉的友誼。像這些神話的架構，克勞狄憑著個人的天才可以運用得游刃有餘，但對西多尼烏斯來說，這些悲慘之事永遠是其靈感的源泉。


[182]
 　馬西安、利奧和芝諾在位時，那些早期的作者，只留下一些不完整的斷簡殘篇。要靠著編纂狄奧菲尼斯、佐納拉斯和錫德雷努斯最近的作品，來補充欠缺的部分。


[183]
 　聖普爾喀麗亞死於公元453年，早於她名義上的丈夫4年。現代的希臘人在每年9月10日舉行祭典，她對信仰的虔誠可供後人倣傚，她奉獻給教會非常豐厚的遺產。


[184]
 　從阿帕斯爾無法登基稱帝這一點也許可以推斷出，要是涉及異端教派，就會成為永遠難以洗刷的污點，但蠻族出身則會在第二代消失。


[185]
 　顯然這是最早一次帶有宗教性質的登基典禮，被以後所有基督教世界的君王所採用，從此教士的權力變得勢不可當。


[186]
 　錫德雷努斯(11世紀的拜占庭歷史學家)對那個時代的作家非常熟悉，所以才能保存阿斯帕爾這段極不平常的對話。


[187]
 　伊索裡亞人的權力在東部帝國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後來芝諾和阿納斯塔休斯統治時期，等到這些蠻族滅絕後才結束這種狀況。過去他們一直維持獨立自主，表現出凶狠頑強的態度，大約有230年之久。


[188]
 　西多尼烏斯只要稍有智慧就可以看出，安特彌烏斯的願望落空反而使自己的德行增添了新的光彩。雖然他無法獲得東部帝國的權杖，但卻接受了西部的寶座。


[189]
 　詩人再度歌頌君王受到全國各階層一致的擁戴，埃提烏斯的《編年史》也提到跟隨安特彌烏斯的兵力。


[190]
 　[編注]許門是希臘神話中的婚禮之神，凡人舉行婚禮時，必須邀請他出場，否則婚姻就會不幸。因此希臘人在舉行婚禮時，會大聲歌唱致許門的頌歌，以邀請他參加婚禮。


[191]
 　西多尼烏斯坦承自己的動機，也提到寫作的辛勞和得到的報酬。他在公元471年成為克萊蒙主教。


[192]
 　安特彌烏斯的府邸位於普羅蓬提斯海的兩岸。在9世紀時，狄奧菲盧斯皇帝的女婿亞歷克修斯獲得允許可以買下這片土地，在景致最佳的地點蓋了一所修道院，就在裡面終其天年。


[193]
 　達馬西烏斯是查士丁尼時代的作家，狂熱喜愛柏拉圖學派的異教崇拜。他寫出另外一部作品，包含570個有關靈魂、魔鬼和妖怪等不可思議的故事。


[194]
 　在西多尼烏斯所寫作的詩歌中，傳說中的神明是主要的角色。如果傑羅姆僅僅因為讀維吉爾的作品，就受到天使的懲罰，像克萊蒙主教這樣低劣的模仿者，應該讓文藝女神重責一頓才對。


[195]
 　奧維德(43B.C.—17A.D.，羅馬詩人，作品有《變形記》)很風趣地描述了古代的愚行。然而我們對古代仍舊保持尊敬的心理，即使是一個莊嚴的官員，雖然裸體從街道上跑過，也不會成為驚異或可笑的對象。


[196]
 　[譯注]阿爾卡狄亞人原來是伯羅奔尼撒半島山區的居民，在馬其頓戰爭中為羅馬人整族擄為奴隸，逃脫後在羅馬城四周流竄。


[197]
 　巴羅尼烏斯那被收藏於梵蒂岡的手稿，展示了格拉西烏斯教皇的書信。格拉西烏斯經常認為他的敵人是徒有虛名、不能對荒謬的傳統低頭讓步的基督徒。他把這個時代所有的災難，歸咎於這些無害的節日慶典。


[198]
 　赫拉克利烏斯的遠征遭遇了很多困難。要拿出相當的技巧，才能夠運用提奧菲盧斯提供的詳細情節，又不致與普羅科皮烏斯確鑿的證據相牴觸。


[199]
 　加圖行軍的起點是昔蘭尼行省的貝雷尼塞，比起赫拉克利烏斯從的黎波里出發要遠太多。加圖通過這片廣大的沙漠地區花了30天的時間，除了正常的補給品，還要攜帶大量裝滿水的皮袋。這個地區有很多毒蛇，還要帶一些土生土長的普賽利人，只有他們有技巧將傷口裡的毒液吸吮出來。


[200]
 　普羅科皮烏斯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場戰爭花費的總額，有關細節部分是蒂爾蒙特從拜占庭作家的著作中，經過辛勞的工作所獲得的成果。歷史學家馬爾庫斯為公眾的災難而感歎不已，但是他指控利奧搜刮人民的錢財，然後存放在金庫裡，這點實在不夠公平。


[201]
 　這處海岬到迦太基是40英里，離西西里是20里格(1里格相當3英里)。當年西庇阿在海灣遠方另一個風平浪靜的海岬登陸。


[202]
 　提奧菲盧斯證實有很多汪達爾人的船隻沉沒。喬南德斯很肯定地表示，巴西利斯庫斯曾經攻擊迦太基，這可不能當真，只是說說而已。


[203]
 　想要瞭解狄奧多里克二世和尤里克統治時期的有關狀況，喬南德斯是最佳的引導者；埃提烏斯只提到開頭，後面的發展結束得太快；伊希多爾對資料的取捨太過浮濫，而且只關心西班牙的事務。


[204]
 　埃克狄西烏斯是阿維圖斯的養子，也可能是他的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兒子。


[205]
 　這封信使我們感動，同樣也讓我們瞭解阿瓦達斯的狀況。西多尼烏斯的散文受到風尚的影響，品位虛偽做作，但總比枯燥無味的詩篇要高明得多。


[206]
 　當卡皮托不再是一座廟宇時，就被地方政府的官員徵用。仍舊有些羅馬元老院的議員住在裡面，允許珠寶商在柱廊下展示珍貴的飾物。


[207]
 根據法律的規定，死刑宣判以後到行刑只有10天的時間，狄奧多西在位又增加20天，所以一共有30天的待決期。


[208]
 　[譯注]喀提林出身於沒落的貴族家庭，後來成為羅馬的政治人物，與西塞羅競選執政官失敗，就在意大利各城邦煽動叛亂，後來以陰謀叛國罪在公元前62年被處死。


[209]
 　西多尼烏斯詛咒塞洛納圖斯的罪行，對於他受到的懲處大聲讚許，這是一個正直公民應有的氣憤態度，或許因為他是個人的仇敵而產生的痛恨心理。


[210]
 　安特彌烏斯在位時，裡西默在會戰中擊敗並殺死阿蘭人國王貝爾果。裡西默的姐妹嫁給勃艮第人國王，同時他跟蘇維匯人在潘諾尼亞和諾裡庫姆所建立的殖民區都維持著非常親密的關係。


[211]
 　塞爾蒙德對《英諾狄斯傳》所寫的注譯中，用「活躍的加拉太人」這個綽號來稱呼安特彌烏斯，皇帝可能生於加拉太行省。這裡的居民都是高盧-希臘人，一般人認為他們兼具野蠻和頹廢兩種惡習。


[212]
 　埃皮法尼烏斯在帕維亞擔任了30年的主教，要不是他的繼承人英諾狄烏斯為他作傳，後人都不知道他的平生事功。在這本傳記中特別把他譽為當代最偉大人物之一。


[213]
 　英諾狄烏斯提及埃皮法尼烏斯充當和事佬的經過，他的敘述難免冗長而又誇張，但是在西部帝國滅亡的過程中，多少可以透露一些不為人知的情節。


[214]
 　汪達爾人送回優多克西婭和她的女兒，是在馬約裡安過世以後。或許授予奧利布裡烏斯執政官(464A.D.)的職位，就是當作聯姻的禮物。


[215]
 　奧利布裡烏斯一定是在登基稱帝以後，才會表示明顯的敵意(雖然帕吉不這麼想)。提奧菲盧斯和帕斯卡爾的《編年史》很明確認定，利奧事先曾私下默許。我們不知道利奧的動機何在，在這段信息封閉的時代，很多與公眾有關的重大事件，我們都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


[216]
 　奧古斯都把羅馬分為14個區，只有雅尼庫盧姆此區位於台伯河向著托斯卡納這邊。但5世紀時，梵蒂岡此區發展成相當規模的城市。根據教會的分佈狀況，當時的教皇辛普利修斯把羅馬分為7個教區，其中有兩個在聖彼得教堂這邊。想把此事說清楚，需寫冗長的論文，才能指出我不同意納爾迪尼這位博學的羅馬人之處。


[217]
 　當韋斯巴薌的部隊攻打羅馬破城而入以後，在士兵獸性大發之下，各種不幸的慘劇都會發生。時代的變革會帶來同樣的災難，但是時代雖然會週而復始，也不見得會產生一個塔西佗，能把當前的狀況加以描述。


[218]
 　阿雷奧賓杜斯娶查士丁尼皇帝的侄女為妻，應是狄奧多西二世的第八代子孫。


[219]
 　西部帝國最後一次變革，在提奧菲盧斯、喬南德斯、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一個不知名作者所留的殘篇以及瓦列西烏斯在阿米阿努斯作品的後面，都曾經隱約提到這件事。要不是佛提烏帶著惡意加以刪減，我們可以從馬爾庫斯和康迪達斯所寫的當代歷史中，獲得更多第一手資料。


[220]
 　甘多柏德在他的兩位兄弟被殺或病故以後，單獨繼承勃艮第王國。由於內部發生爭執，這個王國很快滅亡。


[221]
 　尼波斯將大公的頭銜賜給埃克狄西烏斯，過去安特彌烏斯曾經有過承諾。


[222]
 　尼波斯讓埃皮法尼烏斯擔任使臣去見西哥特人，目的是要確定每年貢金的數量。他用悲慘的談話來掩飾可恥的秘密，立刻激起克萊蒙主教充滿正義的指責。


[223]
 　我們從普羅科皮烏斯那裡得知是傭兵覆滅了西部帝國。一般人的意見和當時的歷史學家都產生了錯誤的看法，認為奧多西是一個異鄉人和一個國王，是他帶著自己的子民，一支外國人組成的軍隊侵入意大利。


[224]
 　瓦列西烏斯只是把時間弄錯了，但我們可以相信他的斷言，阿提拉的樞密大臣就是奧古斯圖盧斯的父親。


[225]
 　英諾狄烏斯增加普羅科皮烏斯敘述的份量，雖然我們懷疑是否真是魔鬼的圖謀要圍攻帕維亞，好讓主教和他的教民受苦受難。


[226]
 　布瓦已經明確交代奧多亞克的家世出身和冒險事跡，我幾乎也要相信他就是洗劫安吉爾的同一個人物，而且在大洋上指揮一支撒克遜海盜的船隊。


[227]
 　瓦列西烏斯引用聖塞維裡努斯傳記，今尚有抄本存世，內含很多世人未知而很有價值的史料。聖塞維裡努斯死後30年，他的門徒尤吉庇烏斯撰寫了這本傳記。


[228]
 　提奧菲盧斯說奧多亞克是哥特人，可以肯定他在意大利接受教育和栽培，同時強烈表示他精通拉丁文，可見他曾長期在皇家衛隊服務。


[229]
 　奧多亞克的頭銜從理論上來說就是國王，但沒有加上民族和國家的字號。


[230]
 　馬爾庫斯擔負起元老院交付的特別任務，出使去見芝諾，我們為他感到遺憾。一件無名作者的殘本以及節錄康迪達斯著作的摘要，同樣可以說明這件事情的始末。


[231]
 　西部帝國滅亡的精確年代，一直無法獲得定論，世俗認定的時間是公元476年，顯然來自可信的編年史記載。但喬南德斯指出有兩個年代，就把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延後到公元479年。雖然比亞忽略了他所提出的證據，但在他的敘述中還是產生了很多附帶的情節，支持喬南德斯的說法。


[232]
 　我們可以提出一個著名而且很類似的案例，羅馬帝國最卑賤的臣民僭用顯赫的名字帕特裡西烏斯。等到愛爾蘭改信基督教以後，這個名字就傳遍整個民族。


[233]
 　參閱塞涅卡雄辯滔滔的演說辭。這位哲學家可能會想到，人世的奢華是相對的，就是老西庇阿也被粗俗的當代人士指責犯下了奢華的惡習。而他自己的言行舉止，因為不斷學習和與知識分子交談的關係，已經變得非常文雅。


[234]
 　[編注]盧基烏斯·科爾內利烏斯·蘇拉，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公元前88年被選為執政官，擔任東征統帥，此時另一位將軍馬略用政治手段，廢除其東征軍的統帥權，蘇拉率領效忠於他的軍隊開進羅馬城，趕走馬略、重新奪回軍事指揮權。但是在蘇拉遠征時，馬略再次奪得政權，宣佈將蘇拉放逐，直到蘇拉遠征勝利後，重回羅馬與馬略展開鬥爭，直到馬略病死才宣告結束。


[235]
 　[編注]盧庫盧斯，羅馬將軍、執政官，是蘇拉的親信，也是唯一支持他進軍羅馬的將領。


[236]
 　要是以當時的幣值來算，就是從7.5萬個德拉克馬暴漲到250萬個德拉克馬，然而就算產業屬於馬略所有，他的退休生活也是無比奢華。羅馬人嘲笑他的怠惰，但很快就悲悼他竟然開始行動。


[237]
 　盧庫盧斯在巴亞宜、那不勒斯和塔斯庫盧姆還有莊園，外表看起來形狀各異，但是豪華和壯觀的程度則不相上下。他誇口說他改變住家的天候環境，就像鸛鳥和大鶴隨著季節遷移一樣。


[238]
 　塞維裡努斯在公元482年死於諾裡庫姆，門徒將其遺體護送至意大利，轉運途中不斷發生奇跡。一個尼阿波裡坦的貴夫人非常虔誠，將聖徒供奉在盧庫盧斯的莊園，也就是奧古斯圖盧斯退位以後的居留之處，此時他早已不在了。


[239]
 　帕吉或者是穆拉托裡發現執政官的登記名冊，執政官由奧多亞克或元老院提名，顯然要獲得東部帝國的認可。


[240]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將他那個時代(468A.D.)居於領導地位的兩位元老院議員根納狄烏斯·阿維努斯和凱西納·巴西裡烏斯加以比較。就公眾服務和私人生活而言，他指出前者虛有其表而後者腳踏實地。有位年輕的巴西裡烏斯，可能是他的兒子，在公元480年出任執政官。


[241]
 　埃皮法尼烏斯替帕維亞的人民向奧多亞克求情，國王施恩蠲免五年的稅賦，後來又將他們從禁衛軍統領貝拉基烏斯的壓迫之下解救出來。


[242]
 　16年後，教皇敘馬庫斯在羅馬宗教會議上，指責巴西裡烏斯的處理程序不合常規。


[243]
 　輔祭保羅以及卡西多里烏斯和庫斯皮尼安兩種編年史，都簡略提到奧多亞克的戰爭。比亞伯爵很用心地研究了優吉庇烏斯所撰的聖塞維裡努斯的傳記，特別舉出諾裡庫姆的毀滅和巴伐利亞人所遺留的古跡。


[244]
 　饑饉在意大利肆虐時，正值赫魯利人國王奧多亞克突然入侵之時。一個法國詩人用動人的散文和詩篇加以敘述。我不知道他從哪裡獲得這方面的資料，但我非常確定，他所描寫的狀況不符合真實的歷史。


[245]
 　像這些話題只能用來讓人獲得安慰或是勸人多加忍耐，西塞羅在愷撒的軍事專制之下，也用這些話向他的朋友帕皮裡烏斯·庇圖斯提出暗示。不過，對羅馬哲學家來說，關於「活著的價值」這個題目一直引起強烈的爭辯，他們主張要有自由選擇生和死的權力。


[246]
 　托馬辛和埃利奧非常用心地討論修院制度的起源。這兩位作者不僅學識淵博而且態度誠懇，就這個題材進行了全盤考量並提出不同的見解，然而生性審慎的新教徒根本不相信天主教徒的指點。可以參閱賓厄姆所著《古代的基督徒》一書第七卷。


[247]
 　卡西安認為這就是「團體派」僧侶制度的起源，但是後來慢慢衰落，直到安東尼和他的門徒又恢復這種生活方式。


[248]
 　卡梅利特修會獲得先知以利亞的譜系，知道這是合於常規的繼承。羅馬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法庭，使得法蘭德斯的耶穌會教士對褻瀆神聖的批評保持沉默，所以卡梅利特修會才將以利亞的雕像豎在聖彼得教堂。


[249]
 　古代和現代的人士都認為安東尼根本是無知之輩，但是蒂爾蒙特表示不同的看法，說是安東尼可以使用母語讀和寫，這裡所指的母語是古代的科普提克語，他只是對希臘字母一竅不通而已。哲學家辛尼休斯非常清楚，憑著安東尼的天賦才華，無須借助一般的學識。


[250]
 　這裡說到他的產業有300個阿羅拉。1個阿羅拉的面積等於100個埃及肘尺的平方，而1個肘尺無論哪個時代都等於22英吋，所以1個阿羅拉相當於四分之三英畝。


[251]
 　傑羅姆和西卡德都敘述過這座修院，兩者不完全吻合，神父的描述是出於幻想，而耶穌會的教士是基於經驗。


[252]
 　塔本是尼羅河的一個小島，在滕提拉或登德拉教區之內，位於現代市鎮傑爾吉和底比斯古老遺跡之間。蒂爾蒙特懷疑它是否為島嶼，我可以從現有的事實推斷，最早的名字是保烏或帕保烏，後來用來稱呼大修道院。


[253]
 　魯菲努斯計算此地有12座教堂，阿米阿努斯提到奧克林庫斯時抱著很尊敬的態度，他說那裡的居民在壯麗宏偉的廟宇裡崇拜一條小魚。


[254]
 　傑羅姆只是偶爾提到他把修院生活推薦到羅馬和意大利。


[255]
 　同樣這位作者用欽佩的口吻談及保拉、希拉里昂和馬爾庫斯的事跡，這些令人愉悅的作品唯一的缺陷是沒有事實根據，不合常情。


[256]
 　巴西爾最早的隱退地點是艾裡斯河岸的一個小村莊，離開新愷撒裡亞不遠。他在10到12年的修院生活中，經常為長時間的神召所困惑。他所制定的苦修戒律，其真實性如何使有些學者產生爭論，但是客觀的證據最有說服力，他們只能承認，只有真正的狂熱分子才能完成這項工作。


[257]
 　蘇比西烏斯·塞維魯斯很權威地提到，羅馬的書商最愛販賣馬丁的通俗作品，能很快售完。


[258]
 　當希拉里昂從帕利托尼姆乘船到帕凱努斯角，他付的船費是一本福音書。波蘇米安是高盧僧侶，到埃及遊歷過，他發現乘坐商船從亞歷山大裡亞到馬賽，行程所需的時間是30天。阿塔納修斯為了把他所寫的《聖安東尼傳》寄給外國的僧侶，只有加緊著述，好趕上船隊發航的時間。


[259]
 　愛奧納或稱海伊、哥倫比克爾，雖然不算貧瘠，面積卻很小，只有2英里長1英里寬，但名聲極為響亮：(1)島上有一座建於公元566年的聖哥倫巴修道院，院長對喀裡多尼亞的主教有特定的管轄權；(2)修道院有一所收藏古典書籍的圖書館，有希望可以看到李維的全集；(3)修道院的墓園埋葬著蘇格蘭、愛爾蘭和挪威的60位國王，他們都想安息在聖地。


[260]
 　克裡索斯托為了推崇修院生活和為它辯護，特別寫出三本書(本篤會編成第一大卷)。《聖經》中方舟的例子給予了他很大的鼓勵，竟敢宣稱除了這群特別的選民(指僧侶)沒有人會得救，在其餘方面他比較仁慈，同意天國也區分不同的等級，就像太陽、月亮和星星一樣。他拿國王和僧侶做很鮮明的對照，認為給予國王的報酬不多但是懲罰卻很嚴(說起來不怎麼公平)。


[261]
 　根據托馬辛和馬比榮(1632—1707A.D.，教會學者、古物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看法，教會逐漸將僧侶納入聖秩制度的一部分。


[262]
 　米德頓博士毫無根據地責怪克裡索斯托的言行和作品，說他憑著辯才無礙，不遺餘力地支持修院生活，獲得很大的成效。


[263]
 　那位信仰虔誠的貴夫人，成為傑羅姆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他那篇《保拉的墓誌銘》，實在是經過精心推敲而又過分誇耀的頌詞，一開始就是荒謬到極點的肉麻話：「若我身體的器官都變成舌頭，若我的四肢都能發出聲音，然而我也無法……」


[264]
 　魯菲努斯非常憤慨地責問他的對手，像這樣褻瀆和荒謬的字句，到底是從哪篇異教的詩歌裡抄襲來的。


[265]
 　多明我修會的托缽修士在加的斯時，暫時借居在同道的修道院裡，休息的時刻從未受到夜間祈禱的干擾。


[266]
 　皇帝想要善盡國家和個人的職責，但國家安全的脆弱長堤被迷信的洪流沖毀。就查士丁尼的作為而論，很多方面讓僧侶喜出望外。


[267]
 　就馬爾庫斯的例證以及卡西安和他的友人的企圖來看，可以證明他們有無可置疑的自由。伊拉斯謨(1466—1530A.D.，人道主義者)在《聖傑羅姆傳》中已經很委婉地加以敘述。


[268]
 　本尼迪克特·阿尼阿尼努斯搜集古代的手抄本教規，是僧侶的改革者在9世紀初葉所撰。盧卡斯·霍爾斯特尼努斯在17世紀刊行，包括30種不同的適用於男士或婦女的規則，這裡面有7種來自埃及、1種來自東方、1種來自卡帕多細亞、1種來自意大利、1種來自阿非利加、4種來自西班牙、8種來自高盧或法蘭西、1種來自英格蘭。


[269]
 　西方通常運用哥倫巴努斯的規則，觸犯輕微的過失要責打100鞭。在查理曼大帝以前的時代，院長濫用權力可以砍去僧侶的肢體，挖去他們的眼睛。沒有一種懲罰比地牢或墓穴更為殘酷和恐怖，那是以後的事。


[270]
 　耶穌會教士羅斯威德曾編纂成巨冊供修道院使用，他搜集所有分散的文章，編成兩部內容繁雜的索引。


[271]
 　喬廷(1698—1770A.D.，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博士提到卡帕多細亞的僧侶引起反感的勇氣，可以證明克利索斯托將他們放逐是確有其事。


[272]
 　卡西安只是詳盡描述埃及僧侶的服裝，索諾曼賦予這些寓意和德行。


[273]
 　在西方以哥倫巴努斯所運用的規則最為嚴峻，他在貧窮的愛爾蘭接受教育，才會如此的苛刻和剛毅，就像埃及以節儉知名一樣。塞維爾的伊希多爾所訂的規則最溫和，假日還供應肉類。


[274]
 　霍華德的《監獄狀況》一書提道：「犯人只能喝水不能飲酒，每天最多能有1.5磅的麵包。」


[275]
 　一小塊麵包或餅乾只有6盎司重，獲得「習於窮苦」的美稱。不過，帕科末烏斯在食物的份量方面會放寬，但是會按照進食的多少增加工作的份量。


[276]
 　西方的僧侶不得有私人財物，嚴格禁止使用「我的」書、「我的」外衣或「我的」鞋子這種表達方式，哥倫巴努斯的懲罰規則是責打6鞭。《修道院規則》一書的作者用諷刺的筆調，嘲笑現代的修道院過於講究美食，但他不知道古代的狀況也同樣荒謬。


[277]
 　托馬辛和馬比榮是教會學術研究的大師，他們用嚴肅的態度考查僧侶的日常工作。前者把它看成是僧侶的功德，而後者認為是他們應盡的責任。


[278]
 　馬比榮搜集了很多奇特的事例，證明他的前輩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從事文藝工作。聖馬丁的門徒在埃及古老的修道院抄寫書籍，卡西多里烏斯允許僧侶有很寬廣的學習範圍。要是發現他們的筆有時會從克裡索斯托和奧古斯丁，漫遊到荷馬和維吉爾，我們也不必表示出憤慨和驚駭的樣子。


[279]
 　托馬辛曾經探索民事法、教會法和普通法的變革狀況。現代法蘭西認為僧侶已宣告消亡，所以剝奪他們所有的繼承權利。


[280]
 　墨拉尼阿想要記下禮物的價值，一個名叫帕波的僧侶給予發人深省的回答：「你是要把禮物送給我還是奉獻給神？如果是奉獻給神，他能將山嶽放在天平上稱重，所以不需你來告訴他銀盤的重量。」


[281]
 　第六次宗教大會限制女性在男修道院過夜，同樣男性也不得在女修道院留宿。第七次宗教大會禁止修建男女兩性混雜的修道院，但是從巴爾薩蒙所發表的看法，這種禁令形同虛設。


[282]
 　我不知在哪裡聽到或讀過，說是一個本篤會的修道院院長坦承：「我發誓守貧，卻使我每年得到10萬克朗收入，我發誓服從，卻使我升到統治君王的高位。」我忘記他發誓守貞的結果是什麼了。


[283]
 　皮奧爾是一個埃及僧侶，他同意他的姐妹來看他，但在這一期間都閉著眼睛。


[284]
 　帕科末烏斯的規則第7、8、29、30、31、34、57、60、86和95條，對靜默和苦修有非常嚴格的要求。


[285]
 　卡西安在所著《制度》一書的第三卷和第四卷，長篇大論探討僧侶的白晝和夜間的祈禱，他不斷提到祈禱文，說是一個天使指示給塔本的修道院。


[286]
 　卡西安根據自己的經驗，敘述僧侶經常歎息自己的孤獨，並會在心志和身體方面表現出倦怠和冷漠的態度。


[287]
 　年輕的斯塔吉裡烏斯將他的誘惑和苦難，傳給他的朋友聖克裡索斯托。每位聖徒一生之中總會產生類似的狀況，像是耶穌會的創始人，聲名顯赫的伊尼果或稱依納爵，就有過這種值得紀念的經驗。


[288]
 　我曾經讀過這樣的報道，說是有些僧侶因為沒有向院長吐露出他們所面對的誘惑，而疑似自殺。我認為有很多僧侶這麼做。


[289]
 　參閱卡西安的第七和第八校勘本，他一本正經地查問，為什麼從聖安東尼以後，魔鬼的活動和數量顯著減少。羅斯威德對《修士傳》一書製作冗長的附錄，指出各種不同的地獄景色，魔鬼要是扮成女性形象那才是勢不可當。


[290]
 　托馬森對這些小室有詳盡的記載，格拉西穆斯在約旦的荒野建立他的修道院，一座有70個小室的勞拉跟著一起蓋好。


[291]
 　狄奧多里克搜集30個苦行僧的傳記和神跡，編成內容豐富的大部頭書籍。依納爵很簡短地推崇巴勒斯坦的僧侶和隱士。


[292]
 　偉大的聖埃弗勒姆為這些吃草的僧侶撰寫一篇頌詞。


[293]
 　西卡德帶著驚奇和虔誠的態度探查下蒂巴伊斯的洞穴，裡面的銘刻都是古老的敘利亞文，阿比西尼亞的基督徒使用這種字母。


[294]
 　依納爵指出柱頂的面積狹小，只有2肘尺或3英尺見方，這與理性、事實和建築的規則矛盾。人們從地面看上去，視覺上很容易產生失誤。


[295]
 　這個潰瘍的發生與古代的一件醜聞有關，我覺得無須加以隱瞞。據說魔鬼化為天使，邀請西門登上金光閃閃的車輛，就像當年對以利亞那樣。聖徒急著抬起腳來，撒旦找到這個機會對他的虛榮心施以懲罰。


[296]
 　我不知道如何選出或指出那些曾經包含在羅斯威德的《修士傳》一書中的神奇。這是一本大部頭的書籍，篇幅達數千頁，但奇跡的數目遠遠不止。可以在蘇比西烏斯·塞維魯的《對話錄》中找到一個措辭很文雅的樣本，《聖馬丁傳》也有類似的記載。說是塞維魯很尊敬埃及的僧侶，然而他卻很明顯地瞧不起他們，說他們不能讓死者復活，而圖爾的主教卻能使三位死去的人恢復生機。


[297]
 　《四福音書》的殘缺哥特文譯本在公元1665年刊行，可視為條頓語最古老的紀念物。不過威特斯廷(1693—1754A.D.，日耳曼神學教授)想用毫無根據的臆測，剝奪烏爾菲拉斯的榮譽。在他所增加的四個字母中，有兩個是用來代表W和我們的Th。


[298]
 　菲羅斯托傑斯把這個行程的時間弄錯了，當成是君士坦丁統治的時代，但是我認為還要在民族大遷移之前。


[299]
 　我們只有相信喬南德斯對這一小部分哥特人的描述，教會對他們似有世俗管轄權。


[300]
 　莫斯海姆(1694—1755A.D.，教會歷史家)簡述基督教從4世紀到14世紀在北部的發展過程，這個題目能夠為教會史，甚至為哲學史提供材料。


[301]
 　蘇格拉底把勃艮第人改信基督教歸於此因素，奧羅修斯讚揚他們的信仰非常虔誠。


[302]
 　可參閱溫切斯特首任主教丹尼爾寫給聖卜尼法斯的信，這是最早和極為詳盡的資料。那時聖卜尼法斯正在黑森和圖林根的野蠻人中宣講福音。


[303]
 　查理曼的劍增加了爭論的說服力，但是當丹尼爾寫這封信時(723A.D.)，伊斯蘭教徒的統治地區從印度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可以拿來反駁基督徒的說法。


[304]
 　烏爾菲拉斯和哥特人傾向半阿里烏斯教派，是他們不再堅持聖子是被造之物以後的事，但他們與維護異端的人士繼續保持密切交往。他們的使徒把整個爭論看成無關緊要的、只是被教士的熱情所激起的瑣事。


[305]
 　哥特人的阿里烏斯教義要歸罪於瓦倫斯皇帝。蒂爾蒙特冷靜觀察，薩爾維安保持憐憫之心，認為這種錯誤是自動產生的。


[306]
 　奧羅修斯在公元416年很肯定地提到，基督的教堂(指正統教會)坐滿了匈奴人、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和勃艮第人。


[307]
 　傳教士說話不夠謹慎，弗裡松人國王拉波德聽到這種論調不禁大怒，就在走向聖水盆接受施洗時止住腳步。


[308]
 　西多尼烏斯是西哥特人治下的克萊蒙主教，阿維道斯是勃艮第人治下的維埃那主教，他們的書信可以說明正教信徒一般的態度傾向。從克洛維和狄奧多里克的沿革可以聯想到一些具體的事實。


[309]
 　根西裡克承認兩者非常相似，但誰要是很不謹慎地提到此事，就會受到嚴厲懲罰。


[310]
 　這些都是克萊蒙主教西多尼烏斯當時所發的怨言。圖爾的格列高利就引用這封書信，雖不見得真有其事，卻認為阿基坦出現了九個空缺，一定是有主教成為殉教者。


[311]
 　維克托·維廷西斯是被根西裡克放逐的主教，曾撰寫五卷當代的歷史，其中保存了汪達爾人宗教迫害最原始的資料，還有就是聖富爾根蒂尤斯，他受到特拉斯蒙德的迫害而知名於世。另外還有立場公正的普羅科皮烏斯所撰的《汪達爾人之戰》第一卷。唐·魯伊納特是維克托作品的編輯，為其加上很多註釋和補遺，不僅範圍廣而且表現出淵博的學識，把整個主題襯托得更為出色。


[312]
 　亨尼裡克認為自己的教派是多數派，在裡米尼和塞琉西亞的宗教會議中，肯定會有1000名以上的主教公開宣佈他們的信仰。所以在這種狀況下，三位一體的論點不可能成立，正統教會不能以三位一體論者自居。


[313]
 　迦太基的教士把這些狀況稱為危險的騙局，他們好像要拿這些說詞當羅網，來陷害正統教會的主教。


[314]
 　特拉斯蒙德喜歡聽別人讚譽他溫和與博學，針對這位阿里烏斯教派的暴君所引起的爭論，富爾根蒂尤斯(467—532A.D.，魯斯帕伊主教，反對阿里烏斯教派和半貝拉基派的正統教義辯護家)特別撰寫了三卷書命名為《最虔誠的國王》。富爾根蒂尤斯的傳記中提到被放逐的主教是60名，後來維克托·塔努尼西斯和伊希多爾把人數增加到120名，但當代還有一本可信度不高的編年史，裡面記載的人數是220名。


[315]
 　可以參閱這位斯多噶哲學家所寫虛偽而乏味的文章，他受到放逐後不能像奧維德那樣表現出剛毅的氣概。科西嘉或許不生產穀物、酒類和橄欖油，但是也不至於連青草、飲水甚至取暖的火都沒有。


[316]
 　一個摩爾人的君王想要獲得恩寵，就得盡力討好基督徒的上帝，把汪達爾人褻瀆神聖的痕跡全部清除乾淨。


[317]
 　他的名字叫維克托裡阿努斯，是阿德魯梅圖姆一個富有的市民，受到國王的信任獲得官職，頭銜是阿非利加代行執政官的總督。


[318]
 　迦太基主教更適合的頭銜應該是總主教，只有教派和部族的主要負責人可以稱為教長。


[319]
 　西里拉教長公開宣稱他不懂拉丁文，普通的交談也許沒有問題，但是沒有辦法用這種語言進行爭辯或宣講。他手下的汪達爾教士更是一竅不通，也沒有信心站在阿非利加人的前面，說出一番道理來讓大家從命。


[320]
 　他這樣做為的是要引起使臣的注意，當時的羅馬使臣是烏拉尼烏斯。


[321]
 　維克托承認引用福音書「不可起誓」的訓誡，只是為了避免無法履行誓言時所做的托詞。有46位主教拒絕受到放逐科西嘉的懲處，有302位主教願意起誓，後來就分發到阿非利加各行省任職。


[322]
 　富爾根蒂尤斯是拜扎辛尼行省的魯斯帕伊主教，出身元老院議員的家庭，曾經受過完整的通才教育。在他獲得允許學習拉丁文之前，能夠用本國語背誦荷馬和米南德(342B.C.—292B.C.，雅典喜劇作家)所有作品。


[323]
 　用阿塔納修斯和奧古斯丁的名義所寫的兩篇序文，可以拿來與塔普蘇斯的維吉利烏斯所撰《對話錄》做一比較。無害的虛構作品可以讓有見識的讀者拿來消遣，但是主題過於嚴肅，而且將阿非利加人描寫得太過無知。


[324]
 　奎內爾所倡導的見解能為大家所樂意接受，但有三件真正的事實，在他們初次知道時感到震驚，現在已是眾所周知的事：(1)我們在教堂常讀到的信條，並非出於阿塔納修斯之手；(2)在他死後1世紀內，這些信條還沒有出現；(3)這些信條最初是在西部行省用拉丁文寫成，君士坦丁堡的吉內狄斯教長對這些很特別的作品感到極為驚駭，不客氣地宣稱這是醉漢所寫。


[325]
 　見《約翰一書》第五章第七節。天主教徒西門在1689年爭取表達意見的自由；新教徒米爾在1707年情願成為條文的奴隸。亞美尼亞人威特斯廷在1751年根據他那個時代和教派的需要，任意加以解釋。


[326]
 　現存手抄本數量超過80件，有些已有1200年之久。無論是梵蒂岡、康帕盧廷西安編輯或羅伯特·斯蒂芬斯的正統教義抄本，文字都已漫漶，無法辨識。藏於都柏林和柏林的兩種手抄本並無價值，令人意外。


[327]
 　或許是四位主教用同道的名義，把他們公開承認的信仰寫成文章後發表，以後很快為阿非利加的辯論家、維吉利烏斯和福根提烏斯所引用。


[328]
 　在11世紀和12世紀時，坎特柏雷總主教蘭弗朗克和羅馬教廷的紅衣主教兼圖書館長尼古拉斯，分別對《聖經》進行校勘和訂正。雖經過校訂，但就最古老和最清晰的25種拉丁文手抄本，經文的章節仍未能達到所要求的標準。除原稿外，要想同時具備古老和清晰兩種特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329]
 　意大利運用日耳曼人發明的技術印行羅馬和希臘作家作品，伊拉斯謨和紅衣主教希梅內斯，將最早的希臘文《新約聖經》多次印行(1514年、1516年及1520年)。康帕盧廷西安的多種語言對照本，就花去紅衣主教5萬達克特銀幣。


[330]
 　謹慎的伊拉斯謨將希臘文的《新約聖經》建立在三個主要的證據上，一是康帕盧廷西安編輯的成見，二是羅伯特·斯蒂芬斯不切實際的想法造成排字的錯誤，三是狄奧多爾·貝扎精心設計的虛妄而奇特的誤解。


[331]
 　提帕薩(很容易與努米底亞一座同名城鎮發生混淆)在韋斯巴薌授予其拉丁聯盟的權力以後，這座城鎮變得小有名氣。


[332]
 　加沙的埃涅阿斯是一個基督徒，就靈魂不朽和肉體復活的觀點寫出這本《對話錄》，此外還有25封書信存世。


[333]
 　在這些證言中並沒有載明自白者的人數，在古老的每月記事錄中可查出60人。


[334]
 　可以參閱西班牙兩位主要歷史學家馬里安納和弗里拉斯的作品。馬里安納幾乎已經忘記他是耶穌會的修士，竟然採用羅馬古典文學的風格和精神。弗里拉斯是一個勤勉的編輯，完全根據搜集的實情來修訂他的編年史。


[335]
 　戈文珊連續嫁給兩位西哥特國王：她與阿塔納基爾德生了一個女兒布魯內基爾德，就是因甘迪斯的母親(所以戈文珊除了是因甘迪斯的婆婆還是她的外婆)；後來又嫁給利奧維基爾德，但是她的兩個兒子赫門尼基爾德和雷卡瑞德全是前次婚姻所出(所以因甘迪斯嫁給赫門尼基爾德，等於是外甥女嫁給舅舅)。


[336]
 　正統教會承認異端教派的洗禮，但是要再舉行一次儀式，就是後來所稱的堅信禮，才能獲得應有的各種權利。


[337]
 　奧瑟特又稱朱麗亞·君士坦提娜，在波提斯河的北邊，位於塞維爾的對面。這是從圖爾的格列高利所提供的資料得出的結論，比起將之歸屬於琉息太尼亞更值得相信，過去葡萄牙人基於虛榮和迷信才有這種說法。


[338]
 　運用這種神跡一定要講究技巧。一個阿里烏斯教派的國王緊密關閉教堂大門，在教堂四周挖一道深溝，還是無法中斷在復活節供應施洗用的聖水。


[339]
 　有關蘇維匯人改信基督教的時間和情況，弗里拉斯認為很難得到正確的資料，他們在那時已被利奧維吉德併入西班牙的哥特王國。


[340]
 　尼西亞信經或稱君士坦丁堡信條的新增部分，在公元653年的托雷多第八次宗教大會中首次出現，但是用一般的教義來表示。


[341]
 　沃爾尼弗瑞德認為在羅薩裡斯統治時期(636—652A.D.)，阿里烏斯教義仍然佔有優勢。虔誠的輔祭對於全國性的改變信仰，並不想標明準確的時代，不過，在7世紀末必定已經完成。


[342]
 　猶太人自稱進入西班牙是靠著所羅門的船隊和尼布甲尼撒的軍隊。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哈德良運送猶大支派4萬家和本傑明支派1萬家到西班牙。


[343]
 　伊希多爾在擔任塞維爾總主教時，對於西瑟布特的狂熱信仰雖然抱著不以為然的態度，但還是感到非常欣慰。巴羅尼烏斯指出艾摩因的數量作為證據，但是這種證據沒有說服力，我也無法對引用的資料進行查證的工作。


[344]
 　巴納熱(1656—1710A.D.，荷蘭律師)翔實敘述猶太人的狀況。他可能從西班牙宗教大會的信條和西哥特人的法律中找出奇特的例子，對他的題材極為重要，但我一無所知。


[345]
 　我在本章引用《高盧的法蘭西建國史》巴黎出版對開本第七卷有關的資料，由於波克的勤奮努力以及其他本篤會編纂者的協助，最早到1060年的所有原始證據，都按編年史的次序排列，還加上了引證淵博的註釋。這樣一部記載整個國家到1500年為止的歷史作品，真可以激起我們一比高低的競爭心。


[346]
 　刪減塔西佗的文字實在是過於狂妄，但是我選用他所提出的一般概念，這可以運用於高盧當時的狀況和未來的變革。


[347]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裝出有先見之明而又非常高興的樣子，訕笑高盧人落於這麼艱辛的處境。


[348]
 　憑著格勞修斯在學術界的名氣，我相信如果不是根據某些有權威的手稿，就不會以萊茵河來代替羅訥河。


[349]
 　經過喬南德斯證實，像這樣對哥特英雄的描述倒是不太離譜。


[350]
 　我使用克洛維這個慣常的稱呼，來自拉丁文的Chlodovechus或Chlodovaeus，但是Ch在日耳曼語是個氣音，所以真正的名字和Luduin或Lewis沒有多大差別。


[351]
 　巴西娜這樣說是很自然的事，見到她的法蘭克人當時還是青年，在與格列高利談話時已垂垂老去，而且圖爾的主教也不會中傷第一個基督教國王的母親。


[352]
 　杜博斯神父的功勞在於確定了克洛維早期王國的範圍和臣民的真正數目。


[353]
 　根據教會的記載，阿拉斯最早屬於異教徒所有，那是在克洛維受洗前很多年。


[354]
 　圖爾的格列高利拿克洛維的貧窮和他孫子的富有做對比，然而雷米吉烏斯提到他的父親很有錢，足夠贖回很多俘虜。


[355]
 　蘇瓦松的花瓶是很有名的故事，可以用來說明克洛維的權力和性格。但是就這一點產生了很多爭論，被布蘭維利耶、杜博斯和一些帶有政治偏見的古物學家所曲解。


[356]
 　尼韋諾瓦公爵是位家世高貴的政要，由他負責各種重要而且講究技巧的談判，可以見識到克洛維的政略運用非常成功。


[357]
 　關於塞阿格裡烏斯和他的父親所據有的王國，比耶很精確地定出領土的範圍和形勢，但是他引用杜博斯靠不住的證據，沒有將博韋和亞眠算在內。


[358]
 　我認為弗瑞德格裡烏斯很謹慎，在他的作品《圖爾的格列高利之概述》裡，用大公來取代羅馬國王那個不可信的頭銜。


[359]
 　西多尼烏斯把塞阿格流斯稱為蠻族的梭倫和安菲翁，用友善和公正的口吻提到這位被他美化的國王。靠著同樣的方式，狡猾的德奧西斯將自己升上梅德人的寶座。


[360]
 　比耶花了很大力氣確定戰場位於諾讓，這裡有一個本篤會的修道院，在蘇瓦松北邊約10英里處，地面很明顯有一圈異教徒的墳墓。克洛維把勒伊利和庫西鄰近的土地賜給蘭斯的教堂。


[361]
 　蘇瓦松的三種製造物是Scutaria、Balistaria和Clinabaria，最後這種用於整套甲冑中沉重的胸甲上。


[362]
 　像這種說法只限於某些情況，歷史無法證明格列高利的法蘭西偏見有道理。


[363]
 　杜博斯的敘述和他的讀者都使我感到滿意，不像圖爾的格列高利一樣一直弄不清楚狀況，認為圖林吉亞的日耳曼王國在萊茵河的對岸，而通古裡亞的高盧城市位於默茲河。事實上這些都屬於更古老的厄布羅尼斯國度，現在是列日主教轄區。


[364]
 　瓦特維爾確定海爾維第亞的疆域就是阿勒曼尼亞公國、外侏朗尼和阿旺什(或稱洛桑)，都在現代瑞士國境內，分別使用德語和法語。


[365]
 　在溫多尼薩古老的城牆內，有哈布斯堡的城堡、柯尼希斯費爾德的修道院和布魯克的城鎮，這些都是後來才建造的。有見識的旅客知道，這些紀念物可以分別代表羅馬人的征服、奧地利的暴君和封建采邑，還有僧侶的迷信思想和勤勉的自由權利。若真是哲學家，就會讚賞他那個時代的優點和幸福。


[366]
 　圖爾的格列高利在他的作品《法蘭克人行誼》以及致狄奧多里克的書信中，提到阿勒曼尼人被擊敗，他們的部族有的定居在雷提亞受狄奧多里克的保護，後來狄奧多里克的繼承人將這個地區的殖民區割讓給克洛維的孫子。


[367]
 　克羅提爾妲或者是格列高利認為克洛維侍奉希臘和羅馬的神明，事實上很不可信。發生這種錯誤可以說明一種現象，就是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法蘭克人已經把民族的宗教遺忘得乾乾淨淨。


[368]
 　圖爾的格列高利提到克洛維的婚姻和皈依，甚至就是弗雷德格裡烏斯、不知作者姓名的《典範》、《法蘭克人行誼》的作者以及艾摩因本人，在聽到後都沒等閒視之。對這些極為重要的事件，長久以來傳統倒是保存了很多關鍵性的情節。


[369]
 　有一個旅客從蘭斯回到奧弗涅，從書店老闆或謙虛的總主教秘書手裡，弄到他的演說詞抄本。雷米吉烏斯有四封書信傳世，看來配不上西多尼烏斯捧上天的讚許之詞。


[370]
 　雷米吉烏斯繼承人之一的亨克瑪為他作傳。蘭斯教堂古老手抄本的來源引起一些秘聞，因是亨克瑪自私而大膽地杜撰，所以遭到焚燬。但讓人特別注意的是，雷米吉烏斯在22歲(457A.D.)那年授聖職出任主教，擔任這職務有74年之久。


[371]
 　在克洛維受洗時，一隻白色的鴿子帶來一瓶神聖而精純的膏油，仍舊供法蘭西國王在加冕禮中使用，而且裡面的容量一直會自動補充，這則傳奇的作者是亨克瑪。韋爾托用極端的敬意和卓越的技巧，把禁不起檢驗的迷信基礎連根剷除。


[372]
 　這種粗俗無知的表達方式被格列高利很審慎地加以隱瞞，要是讓弗雷德格裡烏斯、艾摩因和聖丹尼斯知道，就會被當成基督徒信仰熱誠的迸發而大加表揚。


[373]
 　格列高利很冷靜地提到克洛維一再犯下重大的罪行，表面裝出悔改的模樣，他得到的結論是野心主宰一切。


[374]
 　在哥特戰爭獲勝後，克洛維賜給圖爾的聖馬丁豐厚的奉獻。後來他想用100個金幣當作禮物好贖回他的戰馬，但是駿馬受到蠱惑，留在馬廄裡不動，直到贖金加倍才肯出來，這項奇跡使國王大為驚異。


[375]
 　維埃那主教阿維圖斯就這個問題寫信給克洛維，很多拉丁主教向他表示高興和願意追隨之意。


[376]
 　在普羅科皮烏斯的原作中是一個不知名的民族，瓦羅瓦恢復阿摩裡卡人這個比較適合的名字，以後就一直沿用下去。然而一個不帶成見的讀者自然會假設，普羅科皮烏斯的目的是要敘述一個與羅馬聯盟的日耳曼部族，不是背叛帝國的高盧城市所組成的一個盟邦。


[377]
 　普羅科皮烏斯提出這個重要的插曲，可以凸顯出法蘭西王國的根源來自何處，然而我必須提出兩點：(1)希臘歷史學家對西部的地理位置顯示出不可原諒的無知；(2)這些條約和特殊的利益應該會留下一些痕跡可以追查，但是在圖爾的格列高利所有的作品中以及《薩利法典》裡全都找不到。


[378]
 　馬賽所在的行省一直延伸到迪朗斯河，以後全都被割讓給東哥特人，25位主教的簽名等於代表了勃艮第王國，時間是公元519年，然而我認為溫多尼薩沒有被包括在內。主教與異教徒佔多數的阿勒曼尼人住在一起，經常參加最近的基督教王國的宗教會議是很自然的事。馬斯庫提到勃艮第君主國時，提到了很多細節(在他那四個第一註釋本裡)。


[379]
 　馬斯庫有充分理由不相信圖爾的格列高利提出的證詞。他從阿維圖斯寫的文章裡，證實甘多柏德裝模作樣譴責此悲劇事件，他的臣民卻裝出歡天喜地的樣子。


[380]
 　維埃那主教阿維圖斯是主要當事人，可能是會議的秘書。迪潘發現短短一篇記載，提到他的為人和他的作品。


[381]
 　圖爾的格列高利完全依據自己的看法描述第戎的狀況，並沒有參考別人的作品。這座堡壘事實上可以稱之為城市，一直到12世紀都在朗格勒主教的管轄之下，以後成為勃艮第公國的首都。


[382]
 　圖爾的格列高利同意有這麼多法蘭克人，但是他一廂情願認為這些人都被甘多柏德屠殺殆盡。處事謹慎的勃艮第人饒恕了克洛維的士兵，將這些俘虜送給西哥特國王，安置在圖盧茲地區。


[383]
 　有關勃艮第戰爭我贊同格列高利的意見，他的敘述很精彩，普羅科皮烏斯根本無法相比。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是兩次不同的戰爭，杜博斯神父清楚表明了事件的來龍去脈。


[384]
 　這也算是殉教者!這個字眼的原意是普通證人，意義受到多麼奇怪的扭曲啊!聖西吉斯蒙德以善於醫治熱病聞名。


[385]
 　在5世紀末葉之前，聖摩裡斯教堂和他的底比斯軍團，在阿高隆找一個地方供虔誠的朝聖客使用。這樣一個亂糟糟的社區男女混雜，產生很多見不得人的行為，後來被循規蹈矩的西吉斯蒙德所廢除(515A.D.)。不到50年的時間，他的「光明天使」發起一次夜間突擊，主教和教士都被謀殺。


[386]
 　阿旺什主教馬略對西吉斯蒙德的下場和勃艮第的征服，都提出了可信的日期。圖爾的格列高利也敘述了主要的經過情形。普羅科皮烏斯和阿戈西阿斯由於相距過遠，看來並不完全瞭解真相。


[387]
 　說來真是奇怪，在用羅德茲古老方言所寫的押韻詩中，發現了奎提阿努斯生平經歷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而且非常可信。


[388]
 　孟德斯鳩提到西哥特人的法律並且加以證實，所有的主人在從軍出征時，要有十分之一的奴隸隨著前往戰場。


[389]
 　這種求得預兆的方式來自異教徒，後來就用《詩篇》或《聖經》來取代荷馬和維吉爾的史詩。他們把在特殊場合之下聽到或看見的神聖字句，將為首的字母組合起來，然後推測所代表的含意。從4世紀到14世紀盛行一時，雖然一再受到國務會議下達敕令譴責，國王、主教和聖徒還是樂此不疲。


[390]
 　普羅科皮烏斯在修正本文並對錯誤之處加以申辯以後，就說阿拉裡克戰敗之處是在卡爾卡松附近。我們從格列高利、福圖納圖斯和《法蘭克人行誼》一書作者所提的證據得到結論，會戰的地點是在克蘭河的兩岸，普瓦提埃的南邊，距離約有10英里。克洛維追到維沃納附近趕上西哥特人發起攻擊，在一個小村的邊上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個地方現在仍舊被稱為聖奚拉裡平原。


[391]
 　[編注]耶利哥城，《聖經》中提到，這座城是約書亞率領猶太人渡過約旦河後攻打的第一座城鎮，約在公元前14世紀被摧毀。


[392]
 　昂古萊姆位於普瓦提埃到波爾多的途中，雖然格列高利把圍攻的時間延後，我認為他還是弄錯了歷史事件發生的順序，而不是克洛維沒有遵守戰爭的原則。


[393]
 　羅裡柯提到他們抵達比利牛斯山下的佩皮尼昂，這樣一來就洩了底，因為佩皮尼昂要到10世紀才出現。作者的文體華麗但是過於穿鑿附會，像一個先驅人物用比喻的方式敘述他的同胞法蘭克人的一般歷史，但是到克洛維死亡就結束了記載。


[394]
 　《法蘭克人行誼》的作者明確肯定，克洛維安置一部分法蘭克人在賽通吉和布爾德羅，羅裡柯倒是深表同意。然而他們很快就與阿基坦的羅馬人混雜在一起，後來查理曼在這裡建立了更多有勢力的殖民區。


[395]
 　由於克洛維是君王的敵人，意大利的《歲時記》對這樣一個執政官，自然就會拒絕登錄他的名字。但是那些能夠解釋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保持沉默的合理假設，都被阿旺什主教馬略同樣保持不予置評的態度所推翻，他在勃艮第王國編寫自己的《歲時記》。要是圖爾的格列高利所提出的證據缺乏份量或是不夠肯定，我就會相信克洛維像奧多亞克一樣，接受大公這個永久性的頭銜和位階。


[396]
 　在墨洛溫王朝國王的統治下，馬賽人從東方輸入紙張、酒類、食油、亞麻、絲綢、寶石和香料等等。高盧人和法蘭克人到敘利亞去做生意，而敘利亞人也在高盧建立貿易據點。


[397]
 　法蘭克人可以命令特裡夫、里昂和阿爾勒的鑄幣廠，像羅馬皇帝那樣將一磅黃金鑄成72個索利達斯金幣，但是他們把金和銀的比例提高到10倍，1個索利達斯金幣的價值相當於10個先令。蠻族貢金的一般標準是40個笛納銀幣或是3便士銀幣，而12個笛納銀幣等於1個索利達斯金幣，價值是1磅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到了現代的法蘭西，這個比例反而減低。


[398]
 　圖爾的格列高利倒是展現出非常不同的風格，在同樣的歷史空間對蠻族貶多於褒，這很不容易。他們把粗野和腐化的行事原則合起來運用，真是讓人感到極為震驚。


[399]
 　杜博斯神父承認這種學習和研究的過程真的非常緩慢，他提到圖爾的格列高利的有關作品，在公元1560年之前也只出版了一次。海尼修斯抱怨日耳曼對蠻族的法典擺出漠不關心和輕視的態度，出版者包括赫倫達斯和林登布羅傑斯等。現在這些法律和格列高利的歷史著作，都是墨洛溫王朝的紀念品，在《法蘭西史》的前四卷表現出純正和完整的面貌。


[400]
 　《日耳曼法律史》和《日耳曼法律原則》是海尼修斯兩本內容精闢的作品，我閱後獲得很多助益。他在《日耳曼法律原則》一書的序文中，試著要為蠻族法律體系所產生的缺失提出辯白。


[401]
 　《薩利克法典》的最早的文字顯然就是拉丁文，可能是在5世紀初葉寫成，在真假未明的法拉蒙德時代之前(421A.D.)。序文裡提到四個州推出四個立法者，很多行省像是弗朗科尼亞、撒克遜、漢諾威、布拉班特，都聲稱這些人由他們派出。


[402]
 　很多學者知曉《薩利克法典》和《裡普裡安習慣法》。前者的運用範圍從卡邦納裡亞森林直到盧瓦爾河，後者適用的區域從卡邦納裡亞森林到萊茵河。


[403]
 　這種選擇的自由是出於推測，來自洛泰爾一世的一部成文法，當然舉這個例子過於接近現代而且難免會有偏見之譏。馬布利從《薩利克法典》獲得另一種見解，他的假設是法蘭克人的法律開始時只限於蠻族，以後才包括所有的人(羅馬人也在內)。我很抱歉要否定這種很巧妙的臆測，查理曼改進以後的法典表現出嚴苛的意念，皇家和沃爾芬比特爾的手抄本可以加以證實。至於寬鬆的解釋來自富爾達手抄本的權威，赫倫達斯編纂後出版。


[404]
 　在希臘的英雄時代，只要用金錢滿足死者家人的要求，謀殺的罪名可以獲得赦免。海尼修斯在《日耳曼法律原則》的序文中，以贊成的口吻暗示，羅馬和雅典的殺人罪處罰也不過是放逐。話是不錯，但是就羅馬和雅典的市民來說，放逐就是最重的刑罰。


[405]
 　這種不公平的狀況在《薩利克法典》和《裡普利安習慣法》中還是不盡相同，後者對羅馬人並沒有差別對待。然而教士的階級位於法蘭克人之上，而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處於法蘭克人和羅馬人之間。


[406]
 　安特盧斯遜毫無疑問是法蘭克人地位最高的階級，但問題在於這種位階是及身而止還是可繼承。馬布利能夠羞辱因家世帶來的驕傲心態，倒是感到自得其樂，所以他特別提到，法蘭西的貴族階級最早是起於克洛泰爾二世統治的時代(615A.D.)。


[407]
 　參閱勃艮第人的法律、西哥特人的法典和奇爾德伯特的制度，這些跟巴黎無關，顯然是奧斯特拉西亞的產物。未成熟的立法所造成的嚴厲不僅草率而且過分，奇爾德伯特懲罰謀殺犯和盜匪，有時連疏忽職責的法官也被納入同一判決之中。西哥特人把手術失敗的外科醫生，交給亡故病人的家人去處置。


[408]
 　謀殺可用金錢和解，在日耳曼仍舊留下一些痕跡可追蹤，直到16世紀還可見到。


[409]
 　海尼修斯對日耳曼的法官和法律體系這個主題，曾經有長篇大論的著述。在墨洛溫王朝當政時期，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提到估稅員是從人民中選出。


[410]
 　孟德斯鳩提到薩利人的法律不承認反面證據(證明事實並未發生)，所以普遍被蠻族的法典所採用。然而這種出身貧賤的侍妾，竟然成為克洛維之孫的妻室。


[411]
 　穆拉托裡在《古代的意大利》這本書中，就「神斷法」提出兩篇論文。他期望不要用火燒死無辜者，也不要讓罪人藏身在純潔的水底。


[412]
 　孟德斯鳩不惜放下身段親自說明和為決鬥審判這個主題做辯解，他追溯這一奇特的制度一直從甘多柏德時代到聖路易時代，而一個哲學家有時會在古代的法律中迷失。


[413]
 　當著虔誠的路易這個皇帝的面前，曾經在亞琛舉行過一次極為著名的決鬥。尼吉盧斯的敘述裡特別推崇貴族的馬上戰鬥，然而法蘭克人還不知道有這種方式。


[414]
 　甘多柏德在里昂頒布最早的詔書中(501A.D.)，建立併合法運用決鬥審判。過了300年以後，里昂主教阿戈柏德請求「虔誠者」路易廢止阿里烏斯派暴君所制定的法律，他也提到甘多柏德和阿維圖斯的對話。


[415]
 　孟德斯鳩明白勃艮第人、裡普利安人、阿勒曼尼人、倫巴第人、圖林吉亞人、弗裡森人和撒克遜人為何承認決鬥審判，事實上《薩利克法典》並沒有同意。然而尼吉拉斯提到，這個習俗至少在涉及叛逆的案件時會用得到。


[416]
 　分配土地的方式通常用不引人注意的暗示，出現在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的法律條文之中。孟德斯鳩校長很技巧地加以解釋，我只想補充一點，對哥特人來說，地區的判決就是分配土地的明確證據。勃艮第人經常要奪走剩餘的三分之一，除非他們對此加上50年的期限，否則羅馬人總想要恢復他們的權利。


[417]
 　這倒是很奇怪，對於巧取豪奪這種不可思議的臆測，孟德斯鳩校長和馬布利竟然會同意。布蘭維利耶伯爵穿過無知和偏見的烏雲，表示對這個狀況有深入的瞭解。


[418]
 　可以參閱查理曼有關農村的詔書或法典，包括這個龐大君主國70多種明確而詳盡的規定，要有羊皮和羊角的數量資料以及賣魚的許可，要求大的莊園要養100只母雞和30只鵝，小的莊園要養50只母雞和12只鵝。馬比榮曾經調查過墨洛溫莊園的名稱、數目和位置。


[419]
 　可以從勃艮第的法律裡找到一段文字，證明一個父親從甘多柏德那裡獲得的皇家恩典，有功的兒子期望能繼續保有被賜予的土地。勃艮第人可以穩固地維持原有的特權，這種案例對法蘭西的受益人起了激勵作用。


[420]
 　馬布利很明確地斷言封地和采邑曾經發生變革，他的貢獻在於精確區分發生的年代。孟德斯鳩在這方面是門外漢。


[421]
 　薩利克人土地的起源和性質，在愚昧無知的時代倒是讓人弄得非常清楚，現在反而使學識最淵博的學者都感到很困擾。


[422]
 　聖馬丁曾施展260次神跡，對褻瀆神聖者一再施以懲處。這位圖爾的主教提到，即使有些馬匹像發瘋一樣亂跑，還是會回到這處神聖的草地。


[423]
 　僅僅是存在嫌疑，勃艮第國王貢特朗的寢宮總管丘多，就被亂石擊斃。索爾茲伯裡的約翰強調生存的權利，暴露了12世紀各種殘酷的行為。


[424]
 　基督教發揮強大的影響力，戰俘受到奴役的習慣在13世紀時完全消除。但是從圖爾的格列高利經常出現的文章中知道，墨洛溫王朝當政時，視這種狀況為平常之事，無須加以譴責。甚至格勞修斯本人和他的評注家巴比拉克，花了很大力氣去證明這個習慣符合天性與理智。


[425]
 　圖爾的格列高利提到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契爾培裡克濫用身為主人的私權，在巴黎附近有很多家庭隸屬於他的產業，被迫遷移到西班牙。


[426]
 　當愷撒看見熱爾戈維亞時就笑了起來，然而他提到熱爾戈維亞圍城之戰未能獲勝，他還是不夠坦率，我們期望一個經常贏得勝利的偉大人物要講實話。不過他也承認，他在一次攻擊中就損失了46名百夫長和700名士兵。


[427]
 　克洛維的幾個兒子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的分配產業中，把貝裡分給奇爾德伯特，後根據阿爾韋納姆的說法，這位巴黎的國王進入克萊蒙時，整個國度的外貌被一層薄霧所籠罩。


[428]
 　本篤會的編輯在為圖爾的格列高利編書時，根據當地的狀況，把這座堡壘命名為梅羅利阿克堡，位於上奧文尼，離莫裡亞克有2英里路。


[429]
 　圖爾的格列高利提到阿塔盧斯的故事，他的編輯魯伊納特把兩個阿塔盧斯混在一起。這個阿塔盧斯在公元532年還是一個青年，另一個阿塔盧斯是西多尼烏斯的朋友，是50或60年前的奧頓伯爵。發生這種錯誤不應該歸於無知，只能說是出於人物本身的重要性。


[430]
 　這位格列高利是圖爾主教的祖父，活到92歲的高齡，出任奧頓伯爵有40年之久，後來擔任朗格勒主教也有32年。根據詩人福圖納圖斯的頌詞，他在兩種不同的職位上都有卓越的貢獻。


[431]
 　瓦羅瓦和魯伊納特把本文裡的摩澤爾河改為默茲河，我個人沒有太多意見。然而在檢視詳細的地理位置以後，我可以為此辯護。


[432]
 　格列高利的雙親是貴族後裔，在奧弗涅和勃艮第擁有龐大家產。他生於公元539年，被授予聖職出任圖爾主教是在公元573年，死於公元593年或公元595年，就在他完成歷史著述後不久。


[433]
 　格列高利的風格欠缺文雅和簡明，他處於引人注目的高位，但對自己的時代和國家完全陌生。在這冗長的作品(最後五卷包含10年的時間)中，凡是後代想瞭解的事幾乎全部被刪除了。細讀他的著作令人痛苦，因此我有理由做出不利於他的評價。


[434]
 　法蘭西的古物學家有一個原則，那就是用姓名來分辨羅馬人與蠻族。他們的姓名毫無疑問可以形成合理的推測，然而在讀格列高利的作品時，我看到貢達法斯的先世是羅馬元老院的議員，而克勞狄反而成了蠻族。


[435]
 　圖爾的格列高利在第四卷到第七卷一再提到馬摩盧斯，他的才華橫溢倒是不足為奇。但如果格列高利附帶的意思不便出口，那就是馬摩拉斯的金庫超過10萬英鎊。


[436]
 　薩利克人的法律對教士的安全沒有提供保護，我們認為就更為文明的部族而論，理應預知會發生謀害神職人員這種邪惡的行為。然而盧總主教普裡提克塔都斯還是被弗瑞德岡笛斯皇后下令殺死在祭壇前。


[437]
 　博納米確定法蘭克人的語言還是逐漸從羅馬人的音調轉換而來的。在加洛林家族當政時，法蘭克的國王和貴族仍舊明瞭日耳曼祖先的方言。


[438]
 　國民大會的制度與法蘭克這個國家好像同時成立，但是從性格上來看，雙方從來沒有意氣相投的時候。


[439]
 　黑暗時代的西班牙何其不幸，法蘭克人有圖爾的格列高利，撒克遜人或盎格魯人有比德，倫巴第人有保羅·沃爾尼弗瑞德，但是西哥特人的歷史之中，包括塞維爾的伊希多爾和比克拉的約翰所著的編年史，不僅篇幅簡短，而且內容不夠完整。


[440]
 　上述這些事件是聖卜尼法斯的怨言，他是日耳曼的使徒以及高盧的改革者。聖卜尼法斯惋惜這80年的放縱和腐化，似在暗示於公元660年時，蠻族可出家當教士。


[441]
 　西哥特人的《法典》一般分為12卷，經過波克訂正以後發行，孟德斯鳩校長對這部書的態度非常苛刻。我並不欣賞這種風格，我也厭惡迷信，但是我必須說，這套民事法律體系展現了社會更為文明和進步的狀況，勃艮第人甚至倫巴第人都沒有達到這種程度。


[442]
 　工作勤奮的卡特和才智過人的惠特克是當代的作家，我對他們深表感激。曼徹斯特非常傑出的歷史學家能夠掌握主題，雖然書名不起眼，但是範圍涵蓋整個英格蘭史。


[443]
 　內尼烏斯把謀殺300名不列顛酋長一事歸咎於撒克遜人，這種罪行倒是合乎他們天生野蠻殘酷的行徑。但是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大石柱是撒克遜人的紀念物，巨人先將大石塊從阿非利加運到愛爾蘭，在安布羅修斯的命令和梅林的法術之下，再搬到不列顛。


[444]
 　比德一一列舉所有這些部族，雖然我會考量惠特克所著的評論，對於弗裡西亞人等部族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混合，我不認為有任何荒謬之處。


[445]
 　比德列出7個國王，其中有兩位是撒克遜人，一位是朱特人，四位是盎格魯人。他們在7國聯盟繼續掌握最高的權力和名位，但統治權威來自征服而不是法律。他用同樣的口氣提到其中一個平定馬恩島和安格塞島，還有一個將貢金強加在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身上。


[446]
 　惠特克很利落地點出荒謬之處。一般的歷史學家熱衷於有趣或重要的事件，對這個問題並不在意。


[447]
 　在莫爾伯勒附近的貝朗比裡格或巴貝裡堡。撒克遜的編年史指出名稱和時間，卡姆登確定地點，亨廷登的亨利提到會戰細節。這些都相當可信，12世紀的史家可用來參考的材料，現都已蕩然無存。


[448]
 　康沃爾最後還是被阿特爾斯坦征服，他在埃克塞特設置了一個殖民區，不讓不列顛人越過泰馬河。康沃爾武士的精神受到奴役而墮落，從特裡斯特爵士的羅曼史可以知道，他們的怯懦已經是舉國周知。


[449]
 　不列顛人在高盧建國，最早是6世紀時，由普羅科皮烏斯、圖爾的格列高利以及圖爾的第二次宗教會議(567A.D.)得到證實。圖爾的第一次宗教會議(公元461年或是公元481年)有一個不列顛的主教在上面簽名，還有裡奧泰穆斯的軍隊，以及吉爾達斯自由發揮的演講詞，可用來證明這次的遷移最早不過5世紀中葉。在此之前，阿摩裡卡的不列顛人只見於傳奇故事。惠特克對卡特的重大過錯全不在意，倒是嚴厲指責其無心之失，這點使我大惑不解。


[450]
 　比德在他的《編年史》中提到安布羅修斯是在芝諾統治的時代(474—491A.D.)，說他的父母身著紫袍，而他在《教會史》中的解釋只是使用皇室的頭銜和標誌而已。


[451]
 　這是古物學家一致同意的臆測，雖然看來有點可疑。安布羅修斯在西撒克遜與策爾迪克作戰時，被納坦利奧德擊敗，除自己喪生外，還損失了5000臣民。


[452]
 　我對威爾士的吟遊詩人米爾丁、洛馬奇和塔利辛一點都不瞭解。我之所以相信亞瑟的存在和功勳，主要在於內尼烏斯明確而又詳盡的證詞。惠特克敘述亞瑟的戰爭聽起來非常有趣，當然我不會說確有「圓桌」之事。


[453]
 　托馬斯·沃頓用詩人的品位和古物學家的勤奮，詳細敘述中世紀羅曼史的發展過程，以及學術研究的大概狀況。他的《英詩史》第一卷的前面附有兩篇學識淵博的論文，對我啟發良多，我受益匪淺。


[454]
 　卡姆登把安德裡達的位置放在紐溫登，這裡是肯特的沼澤地帶，過去是一片淺海，正好在大森林(安德裡達)的邊緣，這個森林覆蓋漢普夏和索塞克斯大部分地區。


[455]
 　約翰遜認定有不列顛淵源的英文單詞為數甚少。惠特克對英國語素有研究，發現至少有3000個詞是外來語，特別製成冗長而詳盡的編目。實在說，許多單詞可能來自拉丁語和撒克遜語，然後被不列顛的當地方言所借用。


[456]
 　在公元7世紀初期，法蘭克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相互明瞭對方的語言，因為他們的根源都是來自條頓語。


[457]
 　在第一代的意大利或蘇格蘭的傳教士以後，教堂高階神職人員中有很多是撒克遜的新入教者。


[458]
 　卡特雖然引用了一些不列顛歷史學家的說法，但我認為只有蒙茅思的傑弗裡是唯一的證人。


[459]
 　很可能存在很好的證據。結構鬆散而又混雜的日耳曼部落，卻有兩部法律存世，《安吉利法》和《沃裡尼法》就是頒行於後續這段時期。


[460]
 　從比德和烏姆斯伯裡的威廉大致相同的證詞中可以看到，顯然盎格魯-撒克遜人始終都堅持這種不近情理的做法。他們的年輕人會在羅馬的市場被公開出售為奴。


[461]
 　按照《伊納法》的規定，越過海洋出賣奴隸就是不合法。


[462]
 　一個瓦盧斯人可以據有一個海得(hyde為面積單位，約60到120英畝)的土地，價值120先令。同樣的法律規定，一個自由的撒克遜人可以據有200先令的土地，而一個有封地的領主土地面積值1200先令。我們知道這些立法者都是西撒克遜人或默西亞人，在成為基督徒後繼續進行不列顛的征戰。肯特四位國王制定法律時，從來不管不列顛臣民的死活。


[463]
 　比德敘述不列顛島的教會狀況，在他的歷史著作(731A.D.)中得出結論，提到不列顛人對英格蘭國家和天主教會，始終抱著永難和解的深仇大恨，特別加以譴責。


[464]
 　彭南特在威爾士旅行，為當地的吟遊詩人提供很多有趣的資料。在1568年時，伊麗莎白女王特別在凱爾懷斯召開一次競賽，有55位吟遊詩人參與，用歌喉或樂器一比高下，由莫斯廷家族負責評審，獎品是一具銀豎琴。


[465]
 　坎布瑞西斯認為，羅馬人、法蘭西人和不列顛人有天生大膽而雄辯的口才。這位惡毒的威爾士人暗示，英格蘭人之所以沉默寡言，是受到諾曼人奴役後所產生的效果。


[466]
 　吉拉達斯詳盡描述威爾士人和阿摩裡卡人的風俗習慣，後來為韋爾托引用。


[467]
 　這位希臘歷史學家在敘述這些驚異事物時，自己也感到困惑，甚至連島嶼的名稱是布列提亞還是不列顛都沒搞清楚，用很多毫無關聯的情節來加以說明。


[468]
 　[編注]卡隆，希臘神話中的冥河擺渡者，通常被描繪成長滿鬍鬚的老人，肩負分辨來到冥河岸邊的是死者的亡靈還是不應進入地府的活人的任務。


[469]
 　克洛維的孫兒狄奧迪伯特是奧斯特拉西亞的國王，當代最有權勢和黷武好戰的君主，在位時期從公元534到547年，完成許多轟轟烈烈的冒險事跡。他的姐妹特德奇迪斯隱退到桑斯，在那裡建立修道院，把自己的產業都捐獻出去。要是我們相信福圖納圖斯的讚美之詞，拉迪格爾就失去了最有身價的妻室。


[470]
 　她可能是盎格魯人一個君王或酋長的姐妹，這位君主在公元527年登陸不列顛，經過多年的征戰，在亨伯河和泰晤士河之間，逐漸建立東盎格利亞和默西亞王國。英國的作者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和事跡，但是羅威從普羅科皮烏斯的歷史著作，聯想到皇家的改變宗教信仰，羅杜甘尼的性格和立場所產生的悲劇。


[471]
 　這是普魯塔克象徵性的表示手法，他的兒子朗普裡阿斯對此深信不疑。我個人認為這是過分的讚譽之詞，在普魯塔克之前150年，希臘已經流行此種說法，引起波利比阿斯的注意並加以駁斥。


[472]
 　這位史家是指波利比阿斯(200B.C.—117B.C.)，生於希臘南部的麥加洛波裡斯，被當成人質留在羅馬10年，結識權貴，成為西庇阿的至交，著有《羅馬史》40卷。


[473]
 　薩路斯特聽到西庇阿和馬克西穆斯這段重要的表白，然而這對貴族兄弟早在薩路斯特出生前很多年就已去世。但是拉丁作家可以讀到波利比阿斯的作品，他與西庇阿兄弟是同時代的人物和朋友。


[474]
 　波利比阿斯是西庇阿的友人和教師，他提到迦太基被羅馬人放火燒燬時，西庇阿念出《伊利亞特》描述特洛伊焚燬的兩行詩句，感歎人世變幻無常，命運難測，害怕羅馬有一天也會遭到同樣下場。


[475]
 　參閱《舊約全書·但以理書》第二章：「第四國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壓制國。」


[476]
 　《韃靼譜系史》的英國和法國編者，對於當前的狀況增補了一些引人入勝的敘述，但是還不夠完美。清朝在公元1759年討伐弱小的布加裡亞，前進到巴達桑地區，已經接近阿姆河的源頭，卡爾梅克人被征服以後，我們一直懷疑這些民族的獨立性。但是這種征服非常不穩定，我也不敢說對大清王朝的安全是否有所裨益。


[477]
 　美國現在有600萬歐洲血統的後裔，而且數量在北美還在繼續增加。不論他們的政治立場是否會有所改變，他們都保持著歐洲人的生活習慣。英國的語言和文字在這個人口眾多的大洲傳播極為迅速，更使我們感到高興。


[478]
 　詩人、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創作作品，是一件容易而又冗長沉悶的工作，因此我認為西庫盧斯的證詞不僅重要而且可信，自己也覺得非常滿意。伊克錫法吉在他那個時代到紅海去遊歷，只能對新荷蘭的土著進行比較。當地的野蠻人不像想像中那樣落後，還是有一些技藝和工具。


[479]
 　講起來讓人感到奇怪，還是有些民族不知道如何使用火，甚至是奧塔海提靈巧的土著。他們沒有金屬，也不會製造陶甕，所以不會用火煮食或加熱液體。


[480]
 　《奧德賽》第九和第十卷，荷馬對恐懼和無知水手的故事加以美化，把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吃人肉者轉移到巨大的怪物身上。


[481]
 　發現者的功績經常為貪婪、殘酷和宗教狂熱所沾染，民族之間的交流就會傳播疾病和偏見。只有英國在這時代出於善意，算是很特殊的例外。在國王陛下的命令之下，純粹為著科學和人類的研究，著手進行五次重大的航行。這位君主在不同的階段賜給社會莫大的恩典，他在首都建立一所美術學校，同時把對人類有益的植物和動物，推廣到南海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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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章 東羅馬皇帝芝諾和阿納斯塔修斯 東哥特人狄奧多里克的家世、教育和功勳 進犯意大利及征服的行動 意大利的哥特王國 西羅馬帝國其餘地區的情況 文人政府的軍事統治 狄奧多里克臨終前的各項舉措(455—526 A.D.)

等到西羅馬帝國敗亡以後，繼承君士坦丁堡帝座的芝諾、阿納斯塔修斯和查士丁一世這幾位皇帝，在50年的統治期間(476—527 A.D.)裡，不僅缺乏名望而且毫無建樹，直到查士丁尼一世接位以後才重振聲威。這個時期的意大利在哥特國王的治理下，恢復原有的繁榮富足，狄奧多里克憑其作為真可置身於古代羅馬明君勇將之列，而毫無愧色。


 一、狄奧多里克的出身和東哥特人初期的狀況(455—488 A.D.)

東哥特人狄奧多里克是阿馬利皇族
[1]

 第14代直系後裔，在阿提拉死後第二年出生在維也納
[2]

 附近地區，東哥特人靠著新近的勝利獲得獨立的地位。瓦拉米爾、狄奧德米爾和威地米爾三兄弟，分別紮營在肥沃卻荒蕪的潘諾尼亞行省，用聯合商議的方式統治黷武好戰的民族。匈奴人對反叛的臣屬始終多方威脅，倉促之間發起攻擊，瓦拉米爾僅靠著一支兵力就將他們擊退。等到勝利的信息傳到他兄弟遙遠的營地，就在這幸運的時刻，狄奧德米爾所寵愛的侍妾給他生下一個兒子，那就是未來的繼承人狄奧多里克(455 A.D.)。到了狄奧多里克8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為了公眾的利益，以每年獲得300磅黃金補助的代價，答應與東部的皇帝利奧一世建立聯盟關係，並且宣誓訂約。他作為皇室的人質，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獲得很好的安排和妥善的照應。他的身體經得起各種戰爭活動的訓練，習慣於慷慨的交談，養成開闊的胸襟。他經常到學院接受明師的教導，但是對希臘的藝術並不重視，始終停留在科學的入門課程，顯示出自己是多麼無知，以至於用一個粗俗的記號來代表簽名，讓人認為他是大字不識的意大利國王。 
[3]

 就在他到了18歲的年紀時，皇帝渴望獲得東哥特人的幫助，為了表示寬厚和信任，就將他送回去以滿足東哥特人的意願。瓦拉米爾這時已在戰場陣亡，最年輕的兄弟威地米爾帶領一支蠻族軍隊，進入意大利和高盧。

整個民族把狄奧多里克的父親視為他們的國王，爭強好勝的臣民羨慕年輕王子的體力和體魄，而且大家馬上知道他的勇氣也能與祖先一比高下。他率領6000名志願軍很秘密地離開營地，進行長途的冒險活動，順著多瑙河抵達辛吉杜努姆或稱貝爾格萊德。他擊敗並殺死了一位薩爾馬提亞國王，很快帶著戰利品回到父親的身邊。不過像這樣的勝利只能獲得虛名，所向無敵的東哥特人缺乏衣物和糧食，陷入極度悲慘的境地。他們一致決定不願在難以維生的潘諾尼亞紮營，非常勇敢地向著溫暖而富裕的鄰近地區前進。這些都是拜占庭宮廷的領地，駐紮了很多由同盟的哥特人組成的隊伍，他們保持驕縱的心態，過著奢華的生活。

東哥特人寇邊的敵對行動證明他們是危險的敵人，至少也會帶來很多麻煩。拜占庭宮廷為了和解以及獲得他們的忠誠，就用高價收買東哥特人，賞賜他們土地和金錢。東部帝國把下多瑙河的防務交付給他們，全部由狄奧多里克指揮。這時狄奧多里克已經在他父親死後，繼承了阿馬利人傳下來的王座。 
[4]



只要是身為王族後裔的英雄人物，一定會藐視那個卑賤怯懦的伊索裡亞人，因為他既沒有出眾的稟賦和才華，又欠缺皇家的血統和良好的出身，竟然被授予羅馬人的紫袍，成為皇帝。狄奧多西的胤嗣斷絕以後，普爾喀麗亞和元老院的選擇，在馬西安和利奧一世的勵精圖治下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後者在統治期間最讓人詬病之處，是忘恩負義謀害阿斯帕爾和他的兒子，他們之所以被殺，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的言辭不留餘地，才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利奧和東部帝國的傳承，在平靜的狀況下被授予年幼的孫兒，即他的女兒亞歷阿迪妮和幸運的伊索裡亞女婿所生的兒子。這位女婿的名字是特拉斯卡利修斯，改變蠻族的音調，換用希臘語稱呼其為芝諾。年老的利奧一世逝世後，芝諾一反常情，極為尊敬利奧一世的兒子利奧二世的帝座(公元474年2月9日—491年4月9日)，用謙遜的態度接受帝國一人之下的地位，將之當成恩賜的禮物。等到年輕的同僚突然死亡，他的野心已經完全達成，這樣一來立刻就引起公眾的猜疑。君士坦丁堡的皇宮為女性的勢力所統治，也為女性的情緒所掌握。利奧一世的孀婦維裡娜聲稱她有權處理帝國的傳承，只有她才有權力將東部的權杖授予芝諾。現在她反對那個一無是處而又不知感恩的奴僕，於是公開宣佈一份廢除他帝位的判決書。等到她這番深惡痛絕的言辭傳到芝諾的耳中，他只得倉促逃到伊索裡亞山區。

維裡娜的兄弟巴西利斯庫斯在阿非利加的遠征中弄得臭名滿天下，這時來到聽命於人的元老院中提出繼位的要求，經過表決後獲得一致贊同。但是篡位者的統治不僅短促，而且動亂不已。巴西利斯庫斯膽大包天刺殺他妹妹的面首，而且竟敢觸怒他妻子的情人——虛榮而傲慢的哈爾馬提烏斯。這個傢伙生長在亞洲的奢華環境之中，喜愛模仿阿喀琉斯的服飾和舉止，僭用他的姓氏。不滿分子發起陰謀活動，芝諾從放逐中復位，軍隊和首都被出賣，巴西利斯庫斯和整個家族被定罪，毫無人性的皇帝要他們飽受寒冷和飢餓的痛苦。

芝諾缺乏勇氣迎戰敵人，更不敢寬恕他們的過失。生性剛毅的維裡娜不甘雌伏也不願認命，有位受她恩寵的將領被芝諾罷黜，她就激起他的敵意，在敘利亞和埃及擁立一位新皇帝，徵集一支7萬人的大軍，把沒有成效的叛亂堅持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要是按照那個時代的風尚，基督教的隱士和異教的術士早就預言會有這種結果。就在維裡娜的私心為東部帶來苦難的時候，她的女兒亞歷阿迪妮個性溫和而且忠貞自持，女性的德行為眾人所景仰。她跟隨丈夫過放逐的生活，等到他復位以後，懇求他大發慈悲之心善待她的母親。芝諾過世後，身為皇帝的女兒，同時也是一位母親和寡婦的亞歷阿迪妮，嫁給皇宮中一位年老的家臣阿納斯塔修斯，連帶授予他最尊貴的稱號(公元491年4月11日—518年7月8日)。阿納斯塔修斯即位後又活了27年，人民對他的歡呼是「願吾皇的統治天長地久，永垂不朽」，可以證實他的人品和德行。

芝諾賜予哥特國王大公和執政官的高位、內衛軍的指揮權、豎立騎馬的雕像、數千磅黃金和銀兩的財富、收為養子賜予姓名、富有而尊貴的妻子，等等，無論是出於畏懼還是感激，都過分浮濫。狄奧多里克自從甘願效力以來，用勇氣和忠誠來支持恩主的事業，採取迅速的行動，幫助芝諾復位。在第二次的叛變事件中，他率領人們稱之為「瓦拉米爾」的部隊進剿和鎮壓亞洲的叛徒，直到皇家的軍隊能夠獲得輕易到手的勝利。然而忠誠服務的下屬突然成為不共戴天的敵人，燃起的戰火從君士坦丁堡蔓延到亞得裡亞海，許多繁榮的城市化為灰燼。哥特人的行為惡毒殘酷，把被擄農夫的右手砍掉，使他們不能扶犁耕種
[5]

 ，幾乎摧毀了色雷斯的農業。

在這種情況之下，狄奧多里克受到眾多的指責，說他違反誓言、忘恩負義、貪得無厭。然而他之所以選擇背叛僅僅是因為處境太過艱苦，他的統治方式看上去不像一位君王，只能算是一個兇惡民族出身的官員。東哥特人的精神使他們不會屈服在奴役之下，無法忍受真正或想像中的侮辱。他們的貧窮已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再慷慨的賞賜也會被浪費在無益的奢侈上面，最富有的產業交到他們的手裡也會完全荒廢。他們對於勤勞的省民雖然藐視但還是很嫉妒，等到缺乏維持生存的必需品時，就只能靠戰爭和掠奪這種最常用的謀生方式。狄奧多里克的意願(至少他有這樣的說法)是領導他的族人，在西徐亞的邊界過著和平自由、與世無爭的生活。然而拜占庭宮廷用好聽但不一定可靠的承諾，引誘他攻擊哥特人部落組成的聯盟，只因為他們參加過巴西利斯庫斯所屬的派系。

狄奧多里克從駐紮地梅西亞開始進軍，得到非常正式的保證：在到達哈德良堡之前會獲得大批給養和糧食，還有8000騎兵和3萬步卒的增援部隊，同時亞細亞的軍團會進駐赫拉克利亞，以支援他的作戰行動。雙方之間產生猜忌，這些安排受到阻礙，無法實現。等他進入色雷斯地區以後，狄奧德米爾的兒子發現這裡遭受兵刀蹂躪，是充滿敵意的殘破之地。追隨他的哥特族人帶著騾馬和大車所編成的輜重行列，被嚮導出賣，困於桑德斯山區的懸巖絕壁之間。特裡阿里烏斯的兒子狄奧多里克
[6]

 用軍隊和口頭上的謾罵發起對他的攻擊。

富於心機的敵手從鄰近的高地，對著「瓦拉米爾」部隊的營地破口大罵，用「無知的童子」「瘋狂的頭目」「偽誓的叛徒」以及「民族的仇敵」這些可恥的稱呼來污蔑他們的領導者。特裡阿里烏斯的兒子大聲疾呼：

羅馬人一貫的政策就是用自相殘殺的陰謀來毀滅哥特人，難道你不知道？這種有違天理的鬥爭，即使勝者也會陷入冤冤相報的仇恨之中，難道你不清楚？這些武士都是你我的親戚，當他們的寡婦在哀泣的時候，豈不是你那輕率的野心將他們的性命斷送？你的士兵受騙離開家園參加你的隊伍，他們所得的錢財現在都在哪裡？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在過去都是三四匹馬的主人，現在追隨你像奴隸一樣步行，好通過色雷斯的曠野。這些人受到引誘，以為有希望可以獲得一大袋黃金，真正的勇士不愛錢財，像你一樣自由和高貴。

哥特人聽到這番合情合理投其所好的言辭，心中產生不滿，到處發出鼓噪的聲音。狄奧德米爾的兒子擔心孤掌難鳴，逼不得已只有擁抱自己的同胞以示和好，背叛拜占庭宮廷，傚法羅馬人不忠不義的行徑。


 二、狄奧多里克遠征意大利擊敗並殺害奧多亞克(489—493 A.D.)

無論是領導聯盟的哥特人威脅君士坦丁堡，還是率領忠誠的隊伍退到伊庇魯斯的山區和海岸，狄奧多里克的運道一直很好，其實他最引人注目的兩大特點就是謹慎和堅毅。特裡阿里烏斯的兒子終於意外死亡
[7]

 ，權力的平衡被破壞，羅馬人一直對此極為關切。整個民族承認阿馬利世系的最高權力，拜占庭宮廷只能簽訂屈辱而嚴苛的條約。公眾為了維持哥特人的聯合武力，已經不勝其煩。元老院宣佈他們的構想，選擇一部分哥特人給予其2000磅黃金的補助金，這對13 000人而言是很大的一筆酬勞。這種做法一定是考慮到了自己軍隊的意見
[8]

 ，因為伊索裡亞人要保護的對象是皇帝而不是帝國，他們除了有掠奪的特權外，每年的恩俸是5000磅黃金。狄奧多里克有明智的頭腦，立即瞭解這樣一來會被羅馬人憎恨，同時引起蠻族的疑慮。臣民在寒冷的木屋忍饑受凍的時候，要是國王喪失鬥志在希臘過奢華的生活，就會使群眾普遍產生不滿情緒。同時他要預先考慮到，拿了這筆錢後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選擇：不是成為芝諾的打手與哥特人接戰，就是領大家到戰場與芝諾的部隊為敵。狄奧多里克準備實現自己的偉大事業，以便能發揮他的勇氣和滿足他的野心，於是他對皇帝說出下面一段話來：

雖然皇上極為慷慨，為你服務能獲得優渥的待遇，但還是要請你傾聽我內心的意願！意大利是你祖先的遺產，羅馬也是世界的首都和尊貴的主人，時運不濟受到外籍傭兵奧多亞克的凌虐和壓搾。現在請下令，命我帶著我的部隊去征討這位僭主。如果我失敗，你可以擺脫一位費用昂貴而又專惹麻煩的朋友；要是蒙神的恩典我能成功，我會用你的名義來對其進行統治。獲勝的軍隊將把羅馬元老院和位於意大利的共和國，從奴役中解救出來，將所有的榮譽歸於你。

狄奧多里克的提議被接受，這件事可能就是拜占庭宮廷的授意。但是核定或批准的形式為審慎起見，從表面看來好像顯得很曖昧，事件的本身或許可以說明一切。但意大利的征服者到底是以東部皇帝的部將、家臣還是盟友的身份來進行統治，依然讓人百思不解。

領袖和戰爭都十分受人歡迎，引發了普遍的熱烈情緒。哥特人蜂擁而來，要加入軍隊的行列，或是在帝國的行省定居下來，這使得「瓦拉米爾」部隊的實力倍增。那些膽大的蠻族只要聽過意大利的財富和美麗的景色，即使要經歷最危險的行動，也還是忍不住想要據有那些令人著迷的東西。我們要將狄奧多里克的出兵看成是一個民族的遷徙，哥特人的妻子兒女、年邁雙親和貴重財物，全都獲得妥善運送。他們的打算是組成綿長的輜重行列，跟隨在營地的後方。光是在伊庇魯斯的一場戰事中，他們就損失了2000輛大車，由此可以想見他們的輜重有多少。至於用來維生的給養和糧食，哥特人主要是依靠庫儲的穀物，婦女用輕便的手磨將它們磨碎，牛羊牲口則提供奶類和鮮肉，還有臨時獲得的獵物。此外，任何人膽敢阻礙他們的前進，或是拒絕給予友好的協助，他們就會強迫徵收所需的物品，使補給不致短缺。

儘管已經做好準備工作，但行軍的路程長達700英里，且在隆冬之際進行，難免會遭遇危險，饑饉的苦難更是幾乎不可避免。自從羅馬人的勢力衰落以後，達契亞和潘諾尼亞不再有人煙稠密的城市、耕種不輟的田地和交通便利的道路，無法展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再度盛行起來的野蠻統治，使得大地生機絕滅。保加利亞人、格庇德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部落佔據空曠孤寂的行省，他們受到天生凶狠性格的驅使，或者是聽從奧多亞克的懇求，要阻止敵人的前進。在很多不為人知但卻犧牲慘重的作戰中，狄奧多里克奮鬥不息，強行打開了一條血路，靠著卓越的指揮能力和過人的英勇行為，終於克服萬難通過尤里安·阿爾卑斯山，在意大利的邊界飄揚起所向無敵的旌旗。
[9]



作為敵手的奧多亞克並非泛泛之輩，他在靠近阿奎萊亞遺址的松提烏斯河畔，率領戰力強大的隊伍，佔領有利的位置和良好的陣地。但那些獨立自主的國王
[10]

 或是各個部落的首領無法善盡屬下的本分，對於審慎的滯敵作為更是不屑採用。狄奧多里克經過短暫的休息，疲憊的騎兵部隊恢復了體力，立即對敵軍的防壁發起勇敢的攻擊。東哥特人為了獲得意大利的土地，比守備的傭兵更加奮不顧身，首次接戰就贏得勝利(公元489年9月28日)，佔據了整個威尼提亞行省，一直遠抵維羅納的城牆。水勢湍急的阿迪傑河在這個城市的鄰近地區流過，狄奧多里克在陡峭的河岸上，對抗一支新到的敵軍增援部隊，對方不僅兵力強大而且勇氣十足，他經過一番苦戰，獲得了決定性的戰果。

奧多亞克逃進拉文納，狄奧多里克向米蘭進軍。被擊敗的部隊用歡呼迎接征服者，表示對他的尊敬和效命之意。但是這種歸順既不持久，也缺乏對他的信心，他很快就大禍臨頭。有幾位哥特人的伯爵擔任前鋒，竟然行事大意，誤信一個逃兵，在法恩札附近被出賣，慘遭殲滅。奧多亞克再度主宰戰局，入侵者在敵軍掘壕的包圍之下，困守在帕維亞的營地，四面楚歌之際只好懇求同宗的族人，要高盧的西哥特人給予援手。這段歷史是戰亂四起的多事之秋，由於史料的晦暗不明和殘缺，我很難如實記述意大利的災變以及雙方激烈的衝突，戰爭的結果最後還是取決於哥特國王的能力、經驗和英勇。

在維羅納會戰開戰之前(公元490年8月)，他進入母親
[11]

 和妹妹的帳幕，認為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要求像參加盛宴一樣裝扮。她們將親手縫製的華麗錦袍給他穿上，這時他說道：「我們的榮譽骨肉相連而且命運生死與共，世人都知道你是狄奧多里克的母親，因而我要證明自己是英雄人物的後裔，絕不能有忝所生。」狄奧德米爾的侍妾真不愧是日耳曼的貴婦，認為兒子的名譽重於生命。據說在最危險的關頭，狄奧多里克隨著潰退的人潮蜂擁退下，她在營地的入口勇敢地迎上前去，發出義正詞嚴的指責，要他們轉身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
[12]



從阿爾卑斯山到卡拉布裡亞的盡頭，狄奧多里克以征服者的權力統治這塊領土。汪達爾人的使臣獻出的西西里島，成為王國合法的屬地。他是羅馬的救星，為元老院和人民所接受，他們曾關上城門反對逃走的篡賊。只有拉文納仗著深溝高壘形勢險要，仍能抗拒圍攻達3年之久。奧多亞克發起大膽的突擊，哥特人的營地死傷狼藉，驚慌不已。最後由於缺乏糧草和援救無望，不幸的君王屈從於臣民的呻吟和士兵的鼓噪。拉文納主教出面商談和平條約，允許東哥特人進入城市。兩位敵對的國王同意立下誓言，用對等和不容分割的權力共同統治意大利的行省。我們很容易預測類似的協定會產生哪些後果。之後的日子從表面看來，到處充滿歡樂和友誼，然而就在這表面的平靜中，奧多亞克在一次正式的宴會中被他的敵手刺殺(公元493年3月5日)，至少也應是狄奧多里克幕後指使。

狄奧多里克事先發出機密而有效的命令，背信和貪婪的傭兵毫無還手之力，同時被殺戮殆盡。哥特人正式宣佈狄奧多里克擁有對意大利的統治權，東部皇帝的同意不僅遲緩、勉強，而且含糊其詞。按一般常用的手段，陰謀活動被安在失敗的僭主頭上，但是奧多亞克的無辜和征服者的罪行，從對後者有利的條約中完全可以得到證實。強者只要沒有產生異心，弱者自然不會莽撞違犯。我們可以聯想到更適當的借口，那就是因對權力的貪婪而引發的災難。歷史對狄奧多里克謀殺異己罪行的判決並不嚴厲，正是因為有了這樁罪行，意大利才有一整代的公眾幸福可言。幸福的創造者在活著的時候聽取厚顏無恥的頌詞，基督教和異教的演說家
[13]

 當著他的面大聲奉承。然而歷史並沒有留下對狄奧多里克的德行，或是損害他名譽的過失行為的正式記載。
[14]

 有份資料與他的聲望有關，還留存到現在，那是一卷全部由卡西多里烏斯以皇室名義寫成的信函，讓人更相信確有其事。
[15]

 我們能夠從他的政府看到的只是外在的表現形式，而並非實質的內容。我們想要從一位哲人的聲明和學術著作中，找出蠻族純潔和自發的情操，也是徒然無用之事。至於羅馬元老院議員的意見和官員的看法，更是如此。不論在哪一個宮廷，發生何種狀況，含糊不清的表達方式都是謹慎的大臣們最常用的措辭。狄奧多里克的名聲更值得信賴之處，是33年統治期間有目共睹的和平與繁榮，在那個時代受到異口同聲的尊敬。他的智慧、勇氣、公正和仁慈，被銘記在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心田中。


 三、哥特國王在意大利的統治策略和施政作為(493—526 A.D.)

狄奧多里克分配意大利的土地，把其中三分之一送給他的士兵，受到無可厚非的指責，這個舉措是他一生之中唯一不公之處。但要是以奧多亞克為榜樣來看，這種行行真是通情合理。我們要考慮到征服者的權利和意大利人真正的利益，尤其是他負有的神聖責任是要維持整個民族的生存，這個民族對他的應許有信心，才會追隨他前往遙遠的異國。
[16]

 在狄奧多里克的統治之下，哥特人在意大利這片樂土之上，男丁的數量很快就達到20萬，成為勢不可當的群體。
[17]

 要是計算總數，還要加上婦女和兒童。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以意大利人慷慨招待他們的名義不正當地侵佔當地人的財產，這實質是一種巧取豪奪的行為。這些不受歡迎的外來者任意散佈在意大利各地，每個蠻族分到的部分要能符合本人的出身和職位、追隨者的人數以及農村的富裕程度，特別是對奴隸和牛只的需求。大家承認貴族和平民應有區隔
[18]

 ，每位自由人的產業都免征田稅，臣民只要遵守國家的法律，就能享受無上的特權。當地人的服飾更為雅致，不僅式樣新穎而且穿著舒適，立刻被征服者採用。他們堅持使用母語，瞧不起拉丁人的學校。狄奧多里克讚許族人甚至自己的成見，同時公開宣稱，兒童要是害怕老師的教鞭，就沒有膽量去舞刀弄劍。
[19]

 悲慘的災難難免會激起一無所有的羅馬人的憤怒，使他們擺出凶狠好鬥的姿態；享受富裕和奢華生活的蠻族
[20]

 ，在不知不覺中放棄了暴虐粗魯的習性。

君王的政策並不鼓勵相互之間的轉換，他堅持意大利人和哥特人應有區別，前者要保留和平生活的技藝，後者要從事戎馬征戰的行業。他為了貫徹自己的企圖，煞費苦心保護勤勉的臣民，既要能節制士兵的暴力而又不會使他們喪失作戰的勇氣，因為還要靠軍隊保衛國家的安全。他們保有土地和福利作為軍職的薪俸，一旦聽到號角響起，就會在行省官員的指揮下完成行軍的準備。整個意大利分為幾個區域，都建設了設施良好的營地。在皇宮和邊疆的服役士兵要經過挑選或者實施輪調，特別辛苦的工作要用增發薪俸或經常的賞賜作為補償。狄奧多里克說服英勇的作戰夥伴，讓他們明白帝國的開創和守成要運用同樣的技術和手段。在國王做出榜樣以後，他們對用以戰勝敵人的工具，訓練時務求熟能生巧而且日益精進，不僅是長矛和刀劍，還有各種投射武器，一般而言他們對後者非常注重，絕不忽視。戰爭最鮮明的景象展現在哥特騎兵的每日訓練和年度校閱之中，以堅定而合理的軍紀要求灌輸給士兵謙遜、節制和服從的習性。哥特人受到教誨要愛護民眾、尊重法律、瞭解自己在文明社會中的責任，放棄決鬥審判和報復私仇的野蠻行徑。 
[21]



狄奧多里克的勝利給西部的蠻族帶來莫大的驚恐。但是，等到他看上去已滿足征戰的成就、渴望和平的時候，人們對他的畏懼變成尊敬，願意聽命於他所具有的強大仲裁力量，何況他總是用力量來調解他們相互之間的紛爭，改善彼此的行為。歐洲最遙遠的國家都經常派遣使臣前往拉文納，他們欽佩國王的智慧、豪爽
[22]

 和謙虛。要是他接受送來的奴隸、武器、白馬和異獸，回報的禮物就是日晷、水鍾和一位音樂家，他要讓高盧的君王知道，意大利臣民不僅技術過人，而且極為勤奮。狄奧多里克的家庭包括一位妻子和兩個女兒，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侄女。通過聯姻
[23]

 與法蘭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和圖林吉亞人的國王建立的家族關係，保證大家和諧相處，至少能夠維持西部龐大共和國之間的實力平衡。
[24]

 在日耳曼和波蘭陰暗的大森林裡，要想制止赫魯利人的遷徙確有困難。凶狠的民族作戰時不用甲冑護身，對於死去丈夫的寡婦和失去行動能力的父母，無情地加以指責為何還要偷生苟活下去。
[25]

 率領這些蠻橫武士的國王乞求狄奧多里克的友誼，按照蠻族的儀式集合軍隊完成認養的手續，晉陞到更高的地位，成為他的義子。
[26]



埃斯提安人和立沃尼亞人來自波羅的海沿岸，他們聽到這位君王的名聲如日中天，不辭辛勞完成1500英里前所未有的旅程，將當地的琥珀
[27]

 奉獻在他的腳前。他與哥特民族發源地所在的國家
[28]

 ，經常維持友好的通信聯繫。意大利人竟能穿著瑞典極為奢華的黑貂
[29]

 服飾；遙遠北國的一位統治者在自願或被迫禪位以後，還能在拉文納的宮廷找到舒適的隱退之地。斯堪的納維亞是個巨大的島嶼或半島，有時會很含糊地被稱作圖勒。在這個北國之地，13個人口眾多的部落耕種小部分的土地，他在當時統治著其中一個部落。這塊北部地區一直到北緯68度的地方都有人居住，也都經過勘探。北極圈內的原住民在每年的夏至有40天時間是陽光普照，而冬至則有40天時間不見天日。
[30]

 太陽消失的長夜是人們悲傷的季節，他們帶著哀悼和不安的心情等待，直到派往山頂的使者送來第一縷陽光露面的信息，向著山下的平原宣告，歡樂已經重臨。

狄奧多里克在壯年就獲得常勝英名，但他竟能收起手中兵刀，這對蠻族而言倒是少見的事，特別值得稱讚。33年的統治(公元493年3月5日—526年8月30日)全用來改進施政作為，雖然有時會涉及運用武力的敵對行為，但靠著部將的指揮、軍隊的訓練、聯盟的兵力，甚至個人的威望，很快能夠結束戰事。他的行事非常謹慎，很不放心將意大利的邊防交付給兵微將寡而又紛爭不已的鄰國。同時基於正義的原則，他要求歸還被強佔的疆域，有些是他的王國原有的領土，也有他父親所繼承的封地。所以他才會征服雷提亞、諾裡庫姆、達爾馬提亞和潘諾尼亞這片多事的國土，把從多瑙河的源頭和巴伐利亞地區
[31]

 ，一直到格庇德人在西米烏姆廢墟上實力微弱的王國，全部置於一個強有力政府的統治之下。狄奧多里克名義上還是東羅馬的臣屬，現在建立了偉大的事功，阿納斯塔修斯皇帝難免產生猜忌之心，把他的成就視為不忠不義的行為。何況人事的變化真是興衰無常，阿提拉的一位後裔竟然要求哥特國王的保護，這樣就在達契亞的邊區引起一場戰事。

薩比尼安是一位眾望所歸的將領，不僅靠著父親的功勳，自己能力也很高強，他率領1萬羅馬人殺奔而來。無數大車裝載著給養和武器，編成長列輜重，全部交由最驍勇的保加利亞部落來護衛。東部的大軍在馬古斯戰場被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弱勢兵力所擊潰，羅馬部隊的精英和希望全部都被摧毀，整個局勢落到無法挽回的地步。狄奧多里克一直教導獲勝的部隊要能審慎克制，因此在領導人沒有下達掠奪的命令之前，敵軍豐富的戰利品散落在腳前也沒有人敢動。拜占庭宮廷惱羞成怒，竟然派出200艘船帶著8000人馬，前往卡拉布裡亞和阿普利亞一帶的海岸邊燒殺搶劫，進襲古老的城市他林敦，破壞這片安樂國土的貿易和農業，然後才回航赫勒斯滂海峽。羅馬人曾把這裡的人民視為他們的兄弟
[32]

 ，現在竟然對這種海盜行為的勝利，感到自豪不已。他們的撤離可能是狄奧多里克採取行動所致，意大利受到1000艘輕型船隻的艦隊給予的掩護，建造速度之快真是令人難以相信(509 A.D.)。

堅定的意志帶來的報酬是確切而光榮的和平，他用強勢的雙手維持西部的平衡，直到最後被克洛維的野心推翻。雖然狄奧多里克無力幫助輕率和不幸的親戚——西哥特國王，卻救出了他的家庭和人民的殘餘部分，並阻止了法蘭克人在勝利中的前進步伐。我無意重複述說其中的軍事行動，要點部分還是狄奧多里克的統治狀況。我在這裡只想說明阿勒曼尼人受到他的保護
[33]

 ，以及對勃艮第人入侵給予的嚴厲懲處。他在攻佔阿爾勒和馬賽以後，與西哥特人建立了一條不受妨礙的交通線，而且阿拉裡克那未成年的兒子身為他的外孫，不僅受到監護，也把他當成自己國家的攝政一樣尊敬。意大利國王處於這樣極為高貴的地位，在高盧恢復禁衛軍統領的職務，糾正西班牙民事政府的一些弊端。西班牙的軍事總督很有見地，並不信任狄奧多里克從拉文納宮廷派出的人員
[34]

 ，於是狄奧多里克接受了他每年的貢金作為表面上的降服。哥特人建立的主權從西西里到多瑙河，從西米烏姆或貝爾格萊德到大西洋，就連希臘人自己也都承認，狄奧多里克所統治的區域是西部帝國最精華的部分。

哥特人和羅馬人只要團結起來，就可以使意大利轉眼即逝的幸福世代相傳下去，一個新興的民族有自由的臣民和文明的士兵，在相互尊重的德行激勵之下，就會逐漸成為一個蒸蒸日上的國家。但引導或支持變革的蓋世功勳，並沒有出現在狄奧多里克的統治期間。他缺乏立法者所具有的天分和機遇
[35]

 ，僅有的作為只能放縱哥特人享受隨心所欲的自由而已。他一味模仿原來的規章制度，甚至濫用君士坦丁和他的繼承人所創設的政治架構。羅馬的滅亡可以作為前車之鑒，因此這位蠻族的國王拒絕接受皇帝的名號、紫袍和冠冕；但是他卻可以在國王這個世襲頭銜之下，享有全部的皇室特權，不僅非常實際而且更為富足。
[36]

 狄奧多里克在提到東部君主時，用語非常尊敬，但是表現的意義很曖昧，拿誇張的詞句來稱頌兩個國家的和諧，炫耀自己的政府所具有的形象，是獨一無二、不容分割的帝國。他雖然自稱高於世上所有的國王，但是很謙虛地表示，阿納斯塔修斯同樣擁有最高的地位。每年都會宣佈東部和西部的聯盟，由雙方無異議選出的執政官負責傳達。看上去像是由狄奧多里克提名的意大利執政官候選人，要獲得君士坦丁堡君主的正式批准。
[37]



拉文納的皇宮與狄奧多西和瓦倫提尼安的宮廷毫無差別，同樣設置禁衛軍統領、羅馬郡守、財務大臣和御前大臣，以及管理國庫和皇室經費的財務官員。他們的功能被卡西多里烏斯華麗的修辭描述得光彩奪目，仍舊繼續執行國務大臣的職務。而有關地方政府司法和稅務的一些事務則被授予7個總督、3個巡撫和5個省長，他們按照羅馬法律體制的原則和形式
[38]

 ，管理著意大利的15個地區。征服者的暴虐行為因為法律程序的緩慢而得到緩解或規避。附帶榮譽和豐厚收入的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全部限定由意大利人擔任。人民仍然保有他們的服飾、語言、法律和習慣，以及個人的自由和三分之二的田產。

奧古斯都企圖隱瞞改行君主制度的事實，而狄奧多里克的政策則是要掩飾蠻族的統治。如果他的臣民偶爾從羅馬政府的幻象中清醒過來，得知哥特君王在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決心要追求自己和公眾的利益，他們就會從這種品格中獲得更大的安慰。狄奧多里克為他自己所具有的德行而感到驕傲，對於所欠缺的才能也感到滿意。利貝裡烏斯能晉陞到禁衛軍統領的高位，是因為他對不幸的奧多亞克一直懷有不可動搖的忠貞之心。狄奧多里克的大臣像是卡西多里烏斯
[39]

 和波伊西烏斯，在他的統治之下都能表現出才能和學識的光彩。卡西多里烏斯比起他的同僚更為審慎也更有福分，始終沒有失去君王的寵信，永保盛名於不墜，在享受了30年的榮華富貴以後，又在斯奎拉斯的退隱生活中，度過同樣漫長的勤學和寫作歲月。


 四、狄奧多里克巡視羅馬及意大利的繁榮景象(500 A.D.)

哥特國王成為共和國的庇主，有義務也有責任要獲得元老院和人民的擁戴。羅馬的貴族為了表示尊敬，用動聽的頭銜和公開的言辭對他大加奉承，實際上是在顯現祖先的勳績和權威。民眾無須產生畏懼或警惕之心，在首都享受著秩序、富裕和娛樂三方面的好處，然而從發放實物的數量來說，明顯看出人口已經減少。
[40]

 阿普利亞、卡拉布裡亞和西西里有大量被當作貢金的穀物，不斷運到羅馬的糧倉，貧窮的市民可以被分配到一定數量的麵包和肉類。任何職位只要關切到人民的生活和幸福，就可以獲得很高的榮譽。公眾有各種競技活動，就連希臘的使臣基於禮貌也會大聲叫好。雖然模仿起來力有不逮，但隱約之間還能表現出愷撒當年的雄風，就是音樂、特技和啞劇表演，也還沒有完全被人遺忘。非洲的猛獸在圓形競技場上，仍舊可以磨煉出獵人的勇氣和技術；生性豁達的哥特人，對於賽車場的藍黨和綠黨相互之間因競爭而引發的喧囂和流血的搏鬥
[41]

 ，不是一味縱容就是好言勸阻。狄奧多里克在和平統治的第七年巡視世界的古老首都羅馬(500 A.D.)，元老院和人民排出莊嚴的隊伍，前往迎接被稱為圖拉真第二或新一代的瓦倫提尼安的他。
[42]

 他用高貴的姿態保證政府的公正廉明，公開發表的宣告可以鐫刻在銅牌上面永垂後世。羅馬在這場莊嚴的儀式中，顯現出榮譽即將沒落的迴光返照。一位聖徒曾目睹壯觀的場面，只能虔誠地盼望，新耶路撒冷的宗教慶典會更盛於此刻。

哥特國王在羅馬居留的6個月中，他的名聲、儀表和禮賢下士的態度，激起羅馬人的敬仰和欽佩。他觀賞體現古代偉大事跡的紀念碑，同樣表現出好奇和驚訝的情緒。他在卡皮托丘重履征服者當年的足跡，非常坦誠地承認，看到圖拉真廣場和高聳的圓柱，每天都有一番新的感受。龐培劇院儘管已經傾圮，仍舊像一座經過人工的挖空和粉刷，再加上勤奮的工作加以修飾的大山。他大概計算了一下，修建提圖斯巨大的圓形競技場，要花費一整條河的黃金。
[43]

 14條供水渠道的出口處，有清澈而充足的用水流向全市各個區域。其中一條是克勞狄安水道，從38英里外的薩賓山區，用連續微微傾斜的結實拱形水道橋，將水流引到阿芬丁丘的山頂。修建寬廣而綿長的地下拱室作為排水之用，經過12個世紀仍能保持最初的強度，這種深藏地下的渠道，更勝於所有羅馬地面可見的奇妙建築物。

哥特國王在過去因為毀損古跡受到嚴厲的指責，後來都會注意保存所征服民族的紀念物。皇家的詔書一再重申禁止公民破壞、損傷和拆毀，特別設置了一位專業建築師，每年有200磅黃金的款項、25000塊磚瓦，還要加上盧克林港口的關稅，撥作城牆和公共建築物的修繕費用。人類和動物的各種雕像，無論是用金屬還是大理石製作，都同樣給予妥善的照顧。基裡納爾山的馬匹雕像後來被取了一個現代名字，神韻和氣勢深獲蠻族的讚許
[44]

 ；神聖大道兩旁的銅像被非常用心地加以修復
[45]

 ；聞名遐邇的邁戎小母牛雕像真是栩栩如生，那些被趕過和平廣場的公牛都會受騙上當。
[46]

 狄奧多里克把它們當成王國最高貴的裝飾，特別設置一位官員來保護這些藝術精品。

狄奧多里克倣傚帝國最後幾位皇帝的做法，把住所安置在拉文納，自己親手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果園。只要王國的安全受到蠻族的威脅(至今還未遭到入寇)，他就把朝廷遷往位於北方邊界的維羅納。
[47]

 現在還留存一種錢幣，上面有他所居宮殿的圖像，呈現出最古老的哥特建築物真正的形態。這兩個都城以及帕維亞、斯波萊托、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其餘城市，在他的統治期間，興建壯觀的教堂、水渠、浴場、柱廊和皇宮
[48]

 ，到處裝飾得花團錦簇。但是能夠真正表現出臣民生活幸福的，還在於人人都有繁忙的工作和奢華的生活，在於國家財富的增加和成果的享受。羅馬的元老院議員在寒冬季節，總是從陰冷淒涼的蒂伯爾和普拉內斯特
[49]

 ，搬到陽光普照溫暖如春的巴亞宜。他們的莊園像一道堅固的堤防深入那不勒斯海灣，可以遠眺藍天、大地和海洋變化無窮的景色。

在亞得裡亞海的東岸，美麗和富裕的伊斯特裡亞行省，就像新開發的坎帕尼亞地區，和拉文納的交通聯繫極為便利，海上的航程只有100英里。物產豐富的盧卡尼亞和鄰近行省在馬西利安泉進行交易買賣，每年舉辦人客眾多的市集，提供各種通商購物、宴飲歡樂和宗教活動。因為出了一位個性溫和的天才人物普林尼，荒涼的科穆姆一度興起，拉裡安湖的岸邊修建的村落，沿著清澈的水流絡繹不絕長達60英里。坡度平緩的山丘，滿佈著橄欖、葡萄和栗樹這三種植物所形成的樹林。太平歲月的庇護使得農業復甦，贖回的俘虜增加了農夫的人數。
[50]

 達爾馬提亞的鐵礦，還有布魯提烏姆發現的金礦，都經過詳盡的探勘和全力的開採。私人出資排除龐普廷和斯波萊托附近沼澤地區的積水，土地經過耕種獲得利潤，能夠促進地方的繁榮。
[51]

 只要年時不利和發生災害，就採取開設穀倉、限定價格和禁止輸出等措施，雖然不一定有效，但至少可以證明國家的恩惠和關懷。勤勞的民眾在肥沃的土地上獲得的收成是如此豐富，有時1加侖葡萄酒的售價，在意大利不過是3個法尋
[52]

 而已，1誇特的小麥也只賣5先令6便士。
[53]

 一個國家擁有大量可供貿易的物品，立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狄奧多里克心胸開闊，對於便利流暢的交通給予鼓勵和保護。各行省之間陸上和水面的交通不僅完全恢復通行無阻的狀態，還有所擴展。市鎮的城門日夜不閉，當時的說法是將一袋黃金放在田野中也不會丟失，可以表明居民有極大的安全感。 
[54]




 五、蠻族信仰阿里烏斯教義引起的宗教迫害(493—526 A.D.)

宗教信仰的不同對君王和人民的和諧關係，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帶來致命的後果。哥特徵服者接受阿里烏斯教義的熏陶，意大利一直熱誠皈依尼西亞信經。狄奧多里克的堅定信念並沒有受到宗教狂熱的刺激，只是虔誠追隨祖先的異端邪說，根本不會想到在形而上的神學方面要對微妙的爭論加以平衡。阿里烏斯教派在私下奉行寬容的作風，使他感到滿意，理所當然認為自己是公眾宗教信仰的保護人，即使對所厭惡的信仰也表現出表面的尊敬，在他心靈中孕育出一種政客或哲人般適得其分的冷漠態度。在他統治之下的正統基督徒，雖然帶著幾分勉強，但還是認同教會的和平。他們的教士依照職位和才識，都在狄奧多里克的皇宮裡接受優容的款待。愷撒裡烏斯和埃皮法尼烏斯分別是阿爾勒和帕維亞正統基督教會的主教，他們那神聖不可侵犯的職位甚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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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奧多里克親自到聖彼得的墳墓呈獻祭品，完全不考慮這位使徒的信仰如何。對於與他關係密切的哥特人，甚至是他的母親，他都容許他們繼續保持和奉行阿塔納修斯的教義。在他漫長的統治期間，找不到一位正統基督徒出於自願或是受到逼迫要改信征服者的宗教
[56]

 。所有人民包括蠻族在內，接受教導都熟悉禮拜儀式的場面和程序。政府官員接到指示，要保護教會人員和財產，讓他們在法律上有豁免權。主教可以參與宗教會議，大主教有權依法實施司法審判，聖所的特權依據羅馬法的精神，通常都會保有，只在必要時予以限制。狄奧多里克保護教會，也就獲得了管理教會的最高權力。他堅強的行政作為，能夠重新恢復或擴大一部分為西部軟弱的皇帝所忽略的教會特權。他非常清楚羅馬大主教擁有的權勢和地位的重要性，現在已經加上教皇最尊貴的稱號。一位家財萬貫為民所愛戴的主教，憑著他的作為可以決定意大利的和平或動亂。他在天上和人間都擁有至高的統治權，也可以多次在宗教會議上宣佈，自己純潔無瑕未犯罪過，憑此從所有的審判中獲得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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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馬庫斯和勞倫斯爭奪聖彼得的寶座，他們聽從狄奧多里克的召喚，前來阿里烏斯派君王的法庭，受到明確指示要選出最受尊敬以及聽命服從的候選人。狄奧多里克出於猜忌和憤怒的心理，不願讓羅馬人擔任此職位，到了生命的末期，竟在拉文納的宮廷提名一位教皇。教會因此爆發了分裂的危機和激烈的鬥爭，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制止。元老院在最後頒布敕令，要盡可能消除在教皇選舉中賄賂買票的行為。

我已經詳述意大利幸福歡樂的情況，但是絕不能匆忙認定，詩人所歌頌的黃金時代，已經在哥特人的征服下實現了。光明的前途不時會被烏雲籠罩，狄奧多里克的智慧遭到蒙騙，權勢蒙受抵制。君王到了晚年的時候，為民眾的仇恨和大公的鮮血所污染。勝利使他首次產生侮慢無禮的心態，打算要剝奪奧多亞克那一派人的公民權，甚至一切與生俱來的權利。
[58]

 一種在戰後不合理的新增賦稅被強加在人民頭上，幾乎摧毀了利古裡亞新興的農業。他採用一種優先預購穀物的嚴厲規定，目的雖然是要解決公眾的糧食問題，卻給坎帕尼亞帶來極大的苦難。靠著埃皮法尼烏斯和波伊西烏斯的德行和辯才，他才放棄了這些為禍不淺的計劃。他們當著狄奧多里克的面，為民眾的利益進行辯護，竟能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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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君王願意傾聽真理的聲音，也不見得總會有聖徒或哲人在身旁提醒。無論是地位、職務還是君王恩寵所帶來的特權，經常會被意大利人的狡詐和哥特人的暴虐所濫用。國王的侄兒為人貪財好利，發生無理強奪圖斯坎鄰居的產業，後來又被迫歸還的情況，曝光以後有損狄奧多里克的盛德。20萬名連主子都感到畏懼的蠻族，被安置在意大利的腹地，受到和平與紀律的約束而氣憤不已。他們的行動不守法度，經常讓人深受其害，有時只能多方打點，用金錢安撫他們。須知天生的凶狠習性發作以後，施以懲罰可能會引起危險的情況，明智的做法是假裝不知其事。狄奧多里克有惻隱之心，特地減免利古裡亞人三分之二的貢金。他為了避免產生不良的影響，親自出面向蠻族解釋當前處境的困難，說明國家的安全至為重要，對於把沉重的負擔加在他們身上，感到甚為遺憾。

意大利這些不知感恩圖報的臣民，對於哥特徵服者的家世、宗教甚至德行，始終無法優容接納。他們已經遺忘了過去身受的災難，現在過著幸福的日子，感覺或疑慮自己受到傷害時，痛苦就會變得更難以忍受。

狄奧多里克慨然推行到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寬容，對意大利正統教會的狂熱信徒而言，卻給他們帶來苦惱，引起反感。哥特人以武力維護異端邪說，倒是博得正統基督徒的敬畏。他們由虔誠而發的怒火很安全地指向富於資財和無力自保的猶太人，這些異教徒在那不勒斯、羅馬、拉文納、米蘭和熱那亞，經由法律的認可，為了貿易的利益建立居留區。猶太人的人身受到羞辱，財產遭到劫掠，會堂被拉文納和羅馬瘋狂的群眾放火燒燬，事件的引發完全是任意妄為所致，而且毫無理性可言。政府不應坐視不管，否則就會自食惡果。當局立即進行合法的調查程序，暴亂的倡導分子藏匿在人群之中，政府只能判處整個社區負責損害的賠償。有些極為頑強的教徒拒絕出錢，就被用刑的禁卒拉到街上鞭打示眾。像這樣簡單粗暴的執法行為激起正統基督徒的不滿，他們為神聖的受害人能夠堅持信仰、不畏強勢而歡呼，有300個布道講壇為教會受到的迫害表示哀悼之意。

要是維羅納的聖斯蒂芬禮拜堂的確是狄奧多里克下令摧毀的，那真可以說是一種奇跡。在如此神聖的地點，竟然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詆毀他的名聲和權威。光榮的一生即將結束時，意大利國王竟然發現，畢生辛勞為人民增進幸福，所得到的只是仇恨。理所當然，他會對沒有回報的愛深感痛苦，內心充滿氣憤和猜疑。對於這些不諳戰事的意大利土著，哥特徵服者下令解除他們的武裝，除了家庭使用的小刀以外，禁止他們擁有攻擊性的武器。狄奧多里克身為羅馬的救星，要是懷疑元老院議員與拜占庭宮廷進行勾結，犯下叛國的罪行，等於是在指控他與下賤的告發者密謀，好奪取這些議員的性命。

阿納斯塔修斯去世以後，東部的皇冠落在一位衰弱老人的頭上，但是政府的權力掌握在他的侄子查士丁尼的手裡。這個人存著消滅異端的念頭，並且要征服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君士坦丁堡頒布嚴苛的法令，在教會的範圍之內用懲處的手段來消滅阿里烏斯教派，這種做法使狄奧多里克憤怒不已。他要求讓東部遭受苦難的弟兄，如同長期在他統治下的正統基督徒那樣，能夠獲得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他的堅持之下，教皇和四位德高望重的元老院議員組成使節團，然而無論任務失敗還是成功，他們都同樣感到惶恐不安。首位訪問君士坦丁堡的教皇受到極為崇敬的接待，結果被猜忌的國君當作罪行加以懲處。拜占庭宮廷玩弄翻雲覆雨的手段，最後還是斷然拒絕，對方當然也會如法炮製，甚至採取更大的報復行動。那時意大利準備要執行一項命令，從規定的日期起完全禁止正統基督徒的禮拜儀式。他的臣民和敵人那固執己見的行為，逼得最為寬容的君王不惜採取宗教迫害的手段。誰也沒有想到，狄奧多里克在漫長的在位時間裡，竟會懲治品德高尚的波伊西烏斯和敘馬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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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波伊西烏斯的人品學識和定罪遭到處決(524—525 A.D.)

元老院議員波伊西烏斯
[61]

 是真正的羅馬人，就是加圖和圖利
[62]

 在世也會把他視為自己的同胞。他是個富有的孤兒，繼承了安尼西安家族的產業和榮譽——那個時代的皇帝和國王都恨不得能有這種出身——加上曼裡烏斯的名號，使人相信他是執政官和獨裁官的後裔。根據傳說，他的祖先曾將高盧人逐出卡皮托神廟，還有一位為了共和國的軍紀不惜犧牲自己的兒子。在波伊西烏斯年輕時，羅馬對學術研究工作沒有完全放棄，有位詩人的文采如維吉爾一般，作品經過執政官親手修改，還能流傳到現在。那些文法、修辭和法學教授，由於哥特人的慷慨大方，還能享有他們的特權和薪俸。拉丁文的學識無法滿足波伊西烏斯極為熱切的求知慾，據說他曾在雅典的學院攻讀18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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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科盧斯和門人
[64]

 用他們的熱情、知識和勤學，不遺餘力地教導他。這位羅馬學生倒是非常幸運，靠著自己的理性和信仰的虔誠，沒有受到當時學院盛行的玄學和巫術污染。他吸取過世和現存大師的學說精義，倣傚他們的行為模式，把亞里士多德高深和精微的理念，與柏拉圖沉思和崇高的想像，融為一體。

等波伊西烏斯回到羅馬，身為好友也是大公的敘馬庫斯將女兒嫁給他。這時他仍舊在象牙和大理石砌成的府邸裡，孜孜不倦進行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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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深奧的辯詞維護正教的信條，反對阿里烏斯派、優迪克派和聶斯托利派的異端邪說，使得教會在這方面受益匪淺。他寫出一篇正式的論文，充分說明基督教的統一性，對於三個神格同體而又有差異的關係並不怎麼重視。他為了使僅懂拉丁文的讀者也能領悟高深的學識，對於自己的才華毫不珍惜，竟用來教導希臘藝術和科學最基本的知識，像是歐幾里德的幾何學、畢達哥拉斯的音樂、尼科馬庫斯的數學、阿基米德的機械學、托勒密的天文學、柏拉圖的神學以及經過波菲利註釋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都由這位筆耕不輟的羅馬元老院議員全部給翻譯和註釋出來。大家認為只有他能說明各種學問的精妙之處，像是一座日晷、一個水鍾或是用一個球體來說明行星的運動。

波伊西烏斯從這些深奧的學問出發，不惜屈就世俗的職位，恪盡自己公私生活中的社會責任。他的為人慷慨無私，能使貧者得到救濟，人們恭維他的辯才可以媲美德謨斯提尼和西塞羅，一直被用來幫助無辜和主持公道。這種眾所周知的操守德行，為知人善任的君主所賞識和重用，波伊西烏斯的高貴地位又加上了執政官和大公的頭銜，憑著才華擔任御前大臣這個重要的職務。儘管東部和西部對加蔭的做法沒有多大差別，但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年紀幼小時，在同一年被授予執政官的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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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就職的那令人難忘的日子裡，舉行完莊嚴的儀式後，從皇宮來到廣場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的歡呼。那位喜笑顏開的父親、羅馬真正的執政官，發表演說頌揚皇家的恩主後，在賽車場的競賽中發給獲勝馭車手一份厚禮。波伊西烏斯的名聲和運道、榮譽和人望、學識和品德，已經到達巔峰，從這些方面來看，他的一生可以稱得上幸福。如果「幸福」這個並不可靠的形容詞，只是用在形容他晚年以前的大部分時日的話，這種說法真是沒有錯。

一位對錢財慷慨而對時間十分吝嗇的哲人，可能對勾起人野心的誘惑和世人趨之若鶩的名利，完全無動於衷。波伊西烏斯曾經表白，他不得不聽從柏拉圖神聖的訓誡，讓每一位重視品德的市民，都為拯救被邪惡和無知篡奪的國家盡一份力，這番話說來倒是令人相信。他為了保證在執行公務時能夠正直無私，特別以共和國的往事為鑒不敢或忘。他的權勢可以遏阻皇室官員的驕縱和壓搾，靠著他那直言無隱的辯才，能夠從宮廷的爪牙和鷹犬手中救出保利阿努斯。他對省民的苦難不僅同情，而且願意伸出援手，他們的家財被公開和私下的掠奪弄得山窮水盡。蠻族的暴政為征服所鼓舞，為貪婪所激勵，以及如他經常提到的，為免於刑責所推動。在這種光榮的抗爭中，只有他一個人挺身而出，他那崇高的精神完全無視危險，更談不上明哲保身之道。以加圖為例，一位品德高尚剛正不阿的人物，最容易受到偏見的誤導和狂熱的激盪，自以為在主持正義，結果是公私不分。柏拉圖的門人弟子對於自然的弱點和社會的缺陷，經常會誇大其詞。即使是施政溫和的哥特王國，僅僅對其表示忠誠和感恩，在羅馬愛國分子的自由精神看來，也讓他們無法忍受。

等到公眾的幸福感逐漸喪失，波伊西烏斯對哥特王國的恩情和忠誠也隨之減少，何況國王還派任一位卑鄙的同僚，來分享和約束御前大臣的權力。在狄奧多里克最後那段陰鬱的歲月中，波伊西烏斯感到自己成了別人的奴隸，心中悲憤，但是他的主人至多也不過置他於死地而已。他即使沒有武器也要毫無畏懼地站起來，面對怒氣衝天的蠻族進行反抗，蠻族受到挑撥，說是元老院已與君王勢不兩立。元老院議員阿爾比努斯受到指控並且已經定罪，傳聞他膽大包天，竟敢「希望」讓羅馬獲得自由。波伊西烏斯在元老院的演說中大聲疾呼：「如果阿爾比努斯是罪犯，那麼元老院和我本人都犯下了同樣的罪行；要是我們都清白無辜，阿爾比努斯同樣會受到法律的保護。」

一個人對無法達到的幸福抱著單純而無效的期望，法律不會加以制裁。別有用心的人認為波伊西烏斯的發言過於冒失，一旦暴君明瞭還不知道的陰謀事件，就不會對他優容。阿爾比努斯的辯護人很快就涉及與當事人同罪的危險，最初呈給東部皇帝的訴願書上被發現有他們的簽名(他們說是偽造的而加以否認)，這份訴願書是請求東部皇帝從哥特人手中解救意大利。三個身居高位而名譽掃地的證人，出面證實羅馬大公的叛國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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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從事實來看他是清白無辜的，狄奧多里克把他關在帕維亞的高塔之中，剝奪他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遠在500英里外的元老院，對這位名望最高的成員發佈判決：籍沒家財後處死(524 A.D.)。在蠻族的授意之下，哲學家深奧的科學修養，被編造為褻瀆神聖和施用魔法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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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元老院真誠和盡責的擁戴行為，被議員用發抖的聲音指責為罪犯。他們的忘恩負義倒是與波伊西烏斯的意願或預言相吻合，那就是在他以後，不會再有人犯下他這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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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波伊西烏斯被釘上腳鐐，隨時準備引頸就戮時，他在帕維亞的高塔寫出《哲學的慰藉》一書。這部出色的作品不僅可以媲美柏拉圖和塔利的名著，而且就那個時代的野蠻作風和作者的親身體驗而言，更是不同凡響，別有見地。他在羅馬和雅典時，一直請求天上的導師能為他指出光明的道路，現在這導師來到他的牢房，恢復他的勇氣，為他心頭的傷口敷上消除痛苦的藥膏。他的教導是要他將長期的愉悅與短暫的災難做一比較，從命運的無常中體認新的希望。理性讓他明瞭地上的恩賜並不穩妥，經驗使他辨識事物的真正價值。他在享用的時候既然問心無愧，現在要捨棄這一切也不必惋惜。對於敵人無能為力的惡毒用心，要用不屑一顧的態度平靜看待。他們只要讓他留下德操，就等於使他獲得幸福。波伊西烏斯從人世到天堂一直在尋覓「至善」，曾經探索過機遇和氣運、自主和宿命、時間和永恆那形而上的迷宮。他要用敞開的心靈，試圖把道義和實質的政府所帶來的混亂，與上帝的完美屬性調和起來。像這種能安撫人心的題材，需求是如此明顯，內容是如此模糊，意義是如此深奧，即使完全不足以抑制人性的情感，但不幸的意念在深入思考以後也能得到充分的解釋。這位智者能把內容豐富的哲學、詩文和辯術，巧妙綜合起來寫成一本作品。他早已擁有大無畏的寧靜，那也是他全力追求的目標。

最後狄奧多里克毫無人性的命令終於被執行，死神的決定使他不再忍受懸疑拖延的痛苦，能夠得到解脫。一根粗繩繞住波伊西烏斯的頭部，用力收緊直到他的眼珠凸出，這時再用棍棒把他打到氣絕，算是開恩而不是酷刑了。
[70]

 但是他的天才卻能永存，散發出知識之光，照亮拉丁世界最黑暗的時代。哲學家的作品被名聲最顯赫的英國國王
[71]

 翻譯出來，以奧托為名的第三個皇帝
[72]

 ，把這位正統教會聖徒的遺骨遷入更為光榮的墓地。波伊西烏斯從阿里烏斯迫害者那裡，獲得殉教者的尊榮和創造奇跡的名聲。
[73]

 他在生命結束的最後時刻，得知兩個兒子和妻子以及德高望重的岳父敘馬庫斯全都平安無事，還能得到一絲安慰。敘馬庫斯悲痛萬分以致不夠謹慎，也可以說是過於魯莽，對受冤朋友的死亡不僅公開哀悼，而且竟敢試圖報復。結果他被戴上腳鐐手銬，從羅馬送到拉文納皇宮。只有讓這位無辜而老邁的元老院議員流出鮮血犧牲性命(525 A.D.)，才能讓猜疑的狄奧多里克平靜下來。
[74]




 七、狄奧多里克的崩殂和最後的遺命(526 A.D.)

就人類的習性而言，任何傳聞只要能夠證實正義得以伸張，帝王願意悔悟，都樂於被人接受。哲學何嘗不清楚，混亂的想像所具有的力量，失調的身體所形成的衰弱，有時就會創造出最可怕的鬼魂。狄奧多里克在度過崇高和光榮的一生之後，現在正帶著恥辱和罪孽走向墳墓。他的心靈與過去相比已經墜入深淵，對未來看不見的恐懼更是驚怖不已。據說有天晚上，侍者端來魚頭做成的菜餚放在皇家餐桌上，他突然喊叫起來，說看到敘馬庫斯憤怒的面孔，兩眼冒出復仇的火花，滿嘴長而尖銳的牙齒，威脅要將他吃掉。君王立即回到寢宮，躺在床上蓋著厚被仍舊冷得渾身發抖，斷斷續續向他的醫生埃爾皮狄烏斯喃喃低語，為殺害波伊西烏斯和敘馬庫斯而深感悔恨。
[75]

 他的病情日益加重，持續3天的腹瀉以後，在拉文納的皇宮過世(公元526年8月30日)。他登基已有33年，要是從入侵意大利算起，統治長達37年之久。

狄奧多里克知道自己將不久人世，就把他的財富和行省分給兩個孫兒，雙方固定以羅訥河為界。
[76]

 阿馬拉裡克重新登上西班牙的王座；意大利以及所有東哥特人征服的領土，全部傳給阿薩拉裡克。後者的年齡雖然不到10歲，但是他的母親阿馬拉桑夏，與一位血統相同的皇室流亡人員有短暫的婚姻關係，使得他成為阿馬利世系最後的男性後裔，因而受到大家的珍視。
[77]

 哥特人酋長和意大利官員當著臨終國王的面，相互保證要對年輕的王子和擔任監護人的母親恪盡忠誠的責任。最後在那莊嚴的時刻，他們接受狄奧多里克有益的勸告，那就是維護法律、愛護羅馬的元老院和人民、用尊敬的態度培養與東部皇帝的友誼。狄奧多里克的女兒阿馬拉桑夏在一處險要的地點，為過世的國王建立帶有紀念性質的建築物，在那裡可以俯視拉文納城、港口和鄰近的海岸。一座圓形禮拜堂直徑有30英尺，上面覆蓋著整塊花崗岩做成的屋頂，從圓頂的中央豎立四根支柱，架住裝著哥特國王遺骸的斑岩石棺，四周有十二使徒的銅像圍繞。一個意大利隱士在幻境中所見的景象，使得狄奧多里克落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78]

 要不然在經過從前的悔罪程序以後，他的靈魂也許會和人類的恩主並列在一起。隱士看到，哥特國王的靈魂被神聖的復仇使者丟進利帕裡火山，那裡就是地獄烈焰沖天的入口。
[79]




 第四十章 查士丁一世繼位為帝 查士丁尼當政 狄奧多拉女皇 賽車場黨派形成君士坦丁堡動亂的根源 絲織品的貿易和生產 財務和稅收 查士丁尼的大型建築 聖索菲亞大教堂 東羅馬帝的防務和邊界 雅典的學校教育和羅馬的執政官制度遭到淪喪的命運(482—565 A.D.)


 一、查士丁一世繼位後清除異己的作為(482—527 A.D.)

查士丁尼皇帝生在(公元482年5月5日或公元483年5月11日)撒爾底迦(現代城市索菲亞)的遺址附近，
[80]

 一個不知名
[81]

 的蠻族
[82]

 家庭，居住在人煙稀少的荒野，這個地方先後稱之為達爾達尼亞、達契亞和保加利亞。他後來能夠登基，完全靠叔父查士丁的開創精神，先期完成了準備工作。

查士丁和同村的兩個農民拋棄務農和畜牧這些熟悉的工作，一起去從軍。三個年輕人的背包只裝少量乾糧，沿著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大道步行前進，憑他們的體格和身材，很快加入皇帝利奧一世的衛隊。經過兩個朝代的統治，幸運的農夫擁有了極大的財富和榮譽，數度從威脅到性命的危險中安然脫身，後來被歸之於他有帝王的氣運，能獲得天使的保護。他參加伊索裡亞戰爭和波斯戰爭，經歷長期的服務，建立卓越的功勳，使得人們不會忘記查士丁的名字，保證他在50年的時間裡，能夠在軍隊中逐步高昇，階級從護民官、伯爵、將領、元老院議員的榮銜，一直升到衛隊的指揮官。在阿納斯塔修斯皇帝離開人世這個緊要關頭，整個衛隊始終把他視為首領，聽從他的命令。皇帝扶植的親屬雖然有權而且富有，但都被排除在皇座之外，掌理皇宮的宦官阿曼提烏斯暗中決定，要讓最逢迎諂媚的人戴上皇冠接位。他為了取得衛隊的同意，特地準備了一大筆賞金交給他們的指揮官。但查士丁拿這筆錢為自己打算，違背諾言，運用極為有利的情勢：士兵知道他作戰英勇而且待人溫和，教士和人民相信他是正統基督徒，省民無法分辨，只能以首都唯命是從。在沒有對手競爭的狀況下，他獲得一致的同意，這個達契亞的農民被授予紫袍，登基稱帝。

查士丁一世與出身同一家族、名字完全相同的皇帝，在各方面都大相逕庭。他到68歲的高齡才登上拜占庭的寶座，要是政事都讓他來指導和決定，在這9年的統治期間(公元518年7月10日—527年4月1日或8月1日)，任何時刻都可能會讓他的臣民後悔怎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他的無知能與狄奧多里克相媲美，在一個學識並不匱乏的時代，同時有兩位君王竟然大字不識，這種狀況倒不常見。但是查士丁的才華遠遜於哥特國王，當兵服役的經驗無法用來管理一個帝國，雖然個性英勇，但卻對自己的弱點心知肚明，難免使他產生猜疑、缺乏信心、憂慮政事。好在國家的日常事務有忠誠的財務大臣普羅科盧斯
[83]

 分勞分憂，而且年邁的皇帝收養了極具才幹和抱負的侄兒查士丁尼。這位積極進取的青年是被叔父從達契亞偏僻的農村帶出來的，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成為私人產業的繼承人，最後還獲得了整個東部帝國。

宦官阿曼提烏斯用來收買軍心的錢財被挪用，就有必要將他滅口，只要隨便安上陰謀不軌的罪名，不論是真是假都很容易完成任務。為了使他死罪難逃，法官被告知說他在暗中信奉摩尼教的異端邪說
[84]

 ，阿曼提烏斯因而被斬首。他的三個同謀都是皇宮的總管，遭到處死或放逐的懲罰。那個妄想紫袍加身的不幸接班人被扔進陰暗的地牢，頭顱被石頭砸爛，屍身不予掩埋就被拋進大海。清除維塔利安是一件困難而又危險的工作，這位哥特酋長在內戰中為了維護正教信仰，大膽起兵反抗阿納斯塔修斯，在民間獲得很高的聲望。最後雙方簽訂了一份有利的條約，讓他仍舊率領一支戰無不勝的蠻族部隊，駐紮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地區。維塔利安受到引誘，在立下並不可靠的保證以後，放棄原本佔有優勢的位置，相信自己能安然回到城內。君士坦丁堡的居民，特別是藍黨的成員，想起他那表現宗教虔誠的敵對行為，受到挑撥以後產生憤怒的情緒。皇帝和他的侄子對他的到來表示出熱情的歡迎，把維塔利安視為教會和國家忠誠而英勇的鬥士，授予這位寵臣執政官和將領的頭銜。但是在他接受榮譽職位的7個月後，維塔利安在皇家的宴會中被刺，身上帶著17處傷口
[85]

 ，查士丁尼被指控是殺害同教弟兄的兇手。不久前查士丁尼還參加基督教的神秘儀式，要用誓言保證雙方的忠誠，現在就把維塔利安的一切當作戰利品全部接收。等到他的敵手喪命以後，查士丁尼雖然沒有在軍隊服務的經歷，仍被擢升為東部軍隊的主將，負責率領官兵進入戰場，迎擊國家的敵人。

查士丁尼在追逐聲名時，對於年邁而體衰的叔父，可能會失去現在所保有的控制力，因而他並不想借戰勝西徐亞人或波斯人來贏得同胞的讚譽。
[86]

 生性謹慎的戰士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賽車場和元老院，想盡辦法求取他們的好感。正統教會完全依靠查士丁的侄兒所給予的幫助，他處於聶斯托利派和優迪克派異端的包圍之中，行進在堅定不屈和無法妥協的正教那狹窄的道路之上。查士丁尼在開始統治的初期，鼓動民眾起而反對逝世的皇帝，使大家的宗教熱情得到滿足。經過34年的分裂以後，他安撫羅馬教皇傲慢和憤怒的情緒，在拉丁人中間散佈討大家歡心的消息，說他對使徒傳授的主教職權抱著萬分虔誠的尊敬。東部的主教寶座全是正統教派的基督徒，所以才會照顧查士丁尼的利益，他的慷慨獲得教士和僧侶的支持，人民受到教誨要為未來的君王祈禱，只有他才是宗教真正的希望和支柱。查士丁尼用龐大無比的排場，展現出公眾活動的華麗，在民眾的眼中看來，這要比尼斯和卡爾西頓的信條更為神聖和重要。他擔任執政官這個職務的花費，估計要值28.8萬個金幣，在競技場中同時展出20頭獅子和30只花豹，一群馬匹佩戴值錢的鞍具和轡頭，被當作額外的禮物贈給賽車場獲勝的馭車手。

正當查士丁遷就君士坦丁堡的民眾和接受外國君王來信的時候，他的侄兒卻在極力培養與元老院的友誼，元老院這個可敬的機構使它的成員有資格掌握輿論，左右帝國寶座的繼位人選。此前，衰老的阿納斯塔修斯希望讓強勢的政府退化到形式或實質上的貴族政體，因而造成這種結果。進入元老院成為議員的軍官，加上有私人衛隊追隨左右，運用這幫身經百戰的老兵，憑著他們的武力和聲勢，可以在動亂的時刻奉上東部帝國的冠冕。查士丁尼浪費國家的財富用來收買議員的支持，皇帝得到通知，元老院經過表決，一致同意請他接受查士丁尼成為他的共治者。這種要求的意味太過於明顯，讓查士丁知道自己的統治已接近尾聲，當然不會對此感到滿意。年邁的君主心存猜忌，在無能為力的狀況下，還想繼續掌握權勢。雙手抓住紫袍的查士丁對他們提出勸告，既然選舉如此有利可圖，何不找較為年長的候選人。
[87]

 儘管有這番譴責之詞，元老院還是給查士丁尼加上了「尊貴者」這個皇室稱號。他的叔父不知是出於愛護還是畏懼，批准了元老院的敕令，沒過多久，查士丁的腿部受傷，久治未癒，身心都感到委頓，找一位幫手在旁協助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他召集元老院的議員和基督教的教長，當著大家的面舉行莊嚴的儀式，把皇冠放在侄子的頭上。查士丁尼在大家簇擁之下從皇宮前往賽車場，接受民眾熱烈的致敬和大聲的歡呼。查士丁的生命又延續了4個月，但是在舉行加冕典禮的一剎那，對帝國而言他已壽終正寢。查士丁尼在45歲的盛年，成為東部的合法統治者。


 二、歷史學家對查士丁尼的描述和評論(527—565 A.D.)

查士丁尼從登基到崩殂，統治羅馬帝國38年7個月又13天(公元527年4月1日—565年11月14日)，對於他在位期間的重大事件，貝利薩留的秘書
[88]

 工作勤勉，記載詳細，數量之多、變化之大和影響之巨，都引起我們的關切和注意。這個修辭學家憑著雄辯的才能，晉陞到元老院議員的高位，成為君士坦丁堡的郡守。普羅科皮烏斯經歷命運的撥弄，飽嘗得意和受苦、受寵和被黜的際遇，透過不停地著述，寫成他那個時代的史書、頌詞和諷刺詩文。有8冊是波斯人、汪達爾人和哥特人的戰史
[89]

 ，阿戈西阿斯又續編5冊，倣傚雅典人的名著，值得我們尊敬，至少也像古希臘的亞細亞作家一樣，受到我們的讚賞。他所搜集的史實全部是基於個人的經歷，他以士兵、政要和旅客的身份與別人自由交談；在風格上刻意求精並常常能達到強勢而高雅的水平，他經常插入的一些思索，尤其是一些講話，無不包含內容豐富的政治知識。這位歷史學家始終抱有豪邁的雄心壯志，要使後代子孫享受知識帶來的樂趣，獲得寶貴的經驗教訓，似乎對人民的偏見和宮廷的奉承根本不屑一顧。

普羅科皮烏斯的作品
[90]

 被當代人士閱讀和推崇，雖然他恭恭敬敬把史冊呈獻到皇帝的足下，但是由於一位英雄人物受到讚揚，無所作為的君主相形失色，驕傲的查士丁尼自覺有傷顏面。秘書獨立尊嚴的意識臣服於他內心的希望和恐懼，為了獲得寬恕或謀取報酬，他花費了極大精力就皇帝的豐功偉業寫出6冊作品。貝利薩留的秘書巧妙選定極為耀目的題材，用來大聲讚揚君主的才華、仁慈和虔誠。無論就征服者還是立法者而言，他至少可以超越地米斯托克利
[91]

 和居魯士
[92]

 極度幼稚的德行。就普羅科皮烏斯而言，對自己諂媚之行的失望之情使他暗中進行報復，而君主那恩寵的目光又可能使他暫時停止及壓抑對查士丁尼的貶低言辭。
[93]

 那種惡意的中傷使羅馬的居魯士被貶為可憎和卑鄙的暴君，皇帝和他的配偶狄奧多拉所作所為就像兩個魔鬼，外表有人的形狀，卻要毀滅整個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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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卑劣的自相矛盾說法，毫無疑問會損害到普羅科皮烏斯的名譽，減弱他所建立的誠信度。然而，在他噴灑怨恨的毒液以後，剩餘的《秘史》仍能發揮極具殺傷性的效果，甚至其中記載的那些最下流的事件，連公開的史書也輕描淡寫地暗示，內在的證據或正史也證實確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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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運用這些資料開始敘述查士丁尼的統治，確實值得佔用充分的篇幅。本章要說明狄奧多拉的掌權用事和性格作風、賽車場的黨派爭執，以及東部君王的和平統治。接著在下面三章，我要提及查士丁尼的戰爭，能夠完成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征服；接著是貝利薩留和納爾塞斯的凱旋，既不會掩飾他們兩人在獲得勝利後的驕傲心態，也不會抹殺波斯和哥特的英雄人物在敵對行為中表現出的高尚品格。本卷的主要內容還會詳述皇帝的法學觀點和神學原則、仍使東方教會處於分裂狀態的爭論和派系、經過改革的羅馬法受到歐洲現代國家的沿用和尊重。


 三、狄奧多拉皇后的家世出身和婚姻狀況(527—565 A.D.)

查士丁尼行使最高權力的第一個動作，是要與所愛的女人共同統治帝國。狄奧多拉能夠出乎意料地被擢升至高位，實在不能被歸為是女性美德的勝利。阿納斯塔修斯在位時，君士坦丁堡的綠黨負責照顧野獸，這件工作被交託給阿卡修斯負責，他是一名土生土長的塞浦路斯島人，因為職業的關係得到「馴熊師」的綽號。這個收益很好的職位在他死後被交給別人，雖然他的妻子有心承接，想要嫁個丈夫來爭取，但還是沒有得手。阿卡修斯遺留3個女兒，分別是科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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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奧多拉和安娜斯塔西婭，其中最年長的姐姐還不到7歲。在一次莊嚴的節日盛會中，3個孤女穿著哀求者的服裝，悲痛和氣憤的母親帶領她們出現在劇院。綠黨用鄙視的眼光接見她們，藍黨倒是表現出同情的態度，這種差異深印在狄奧多拉的心田，多年以後影響到帝國的統治。

她們長大以後越來越美麗，三個姐妹相繼在公私場合為拜占庭的人民帶來歡樂。狄奧多拉追隨科彌托在舞台討生活，穿著奴隸的服裝，頭上頂著一個便器，後來終於能夠發揮她獨特的才華。她既不跳舞也不唱歌，更沒有表演吹奏笛子，她的技巧限於啞劇，特別長於丑角。這個喜劇演員只要翹起嘴巴，用插科打諢的動作和姿態表現出荒謬的表情，就會使君士坦丁堡整所劇院充滿歡笑的聲音，大家感到樂不可支。美艷動人的狄奧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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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百般的讚賞，是給人帶來歡樂的源泉。她的面貌秀麗端莊，眉目如畫，皮膚白皙帶有自然的光澤，一雙巧笑倩兮的美目表達出各種情緒的變化，靈敏而又輕快的動作顯示出纖細的身材，使得她的舉止更為雅致文靜。無論是出於愛情還是討好，對於她那優美的體態和風度，一般人都會說即使是圖畫和詩歌都無法描述其萬一。但是，這傾國傾城的花顏月貌，很容易暴露在公眾的眼前，隨意滿足男人淫蕩的慾望，難免成為自甘下賤的殘花敗柳。她那用錢可以買得到的媚態，經常招來一堆拈花惹草的主顧，不論生張熟魏一概納為入幕之賓，幸運的登徒子獲准和她享受一夜的雲雨，有時會被更強壯或更有錢的恩客趕走。當她從街上經過，那些害怕引起醜聞或經不起誘惑的行人，不敢與她打照面，只有趕快迴避。慣寫諷刺詩文的歷史學家一點都不害臊，描述狄奧多拉毫無羞恥之心，在劇院赤身裸體的大膽表演場面。她進行完肉慾歡愉的表演以後，精疲力竭之餘，經常懷著憤恨發出怨言，責怪老天對她何其吝嗇。但是她的抱怨、她的歡樂和她的表演，全部被一種有學識的語言加以掩蓋，只能在隱隱約約之間呈現。

她主宰著首都的歡樂，受到鄙視，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後，委身去跟從埃克波盧斯。這個提爾人獲得了一個職位，在阿非利加管轄彭塔波裡斯地方政府。這種結合非常草率而且短暫，埃克波盧斯很快遺棄了花費大且不忠實的侍妾。她在亞歷山裡亞淪落到極為悲慘的境地，費了很大力氣才回到君士坦丁堡。在途中，東部各大城市都在稱譽和傾心於這個可愛的塞浦路斯人，她的品德真是無愧於那個因愛神維納斯的名字而享譽世界的特殊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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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奧多拉的隱秘濫交，以及採取的極下流的防範手段，使她一而再地逃過了令她十分擔憂的情況。只有唯一一次她成為了母親，嬰兒被父親救了下來，在阿拉伯接受教育，後來父親在臨死前告訴他，說他是皇后的兒子。毫不懷疑的青年抱著充滿野心的希望，匆匆趕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宮，獲得允許會見他的母親。以後這位青年再未被人看到，甚至在狄奧多拉死後都毫無蹤影，這很符合對她極為惡毒的指責，說她犧牲兒子的性命，來掩蓋有損皇后懿德的秘密。

當狄奧多拉的處境和名聲在最不如意時，睡夢或想像中的幻影低聲帶來令人愉悅的保證，說她命中注定要成為一位有權有勢君王的夫人。她知道自己會有偉大的前途，就從帕夫拉戈尼亞回到君士坦丁堡。她像演技高明的女藝人，表現出清清白白的人品，辛勤紡織羊毛賺錢使自己免於貧苦，在一間小房子裡過著貞潔而又孤獨的生活，住的地方後來被改建為宏偉富麗的禮拜堂。她那國色天香的面貌，靠著手腕和機緣的幫助，很快吸引、俘虜和抓牢了查士丁尼大公的心，這時他以叔父的名義握有絕對的統治大權。或許她花費心思提高自己的才能，過去曾經濫用在最低級的人身上；或許她在剛認識的時候裝出賢淑的神情，多方推脫讓他無法得手，到後來用肉慾的誘惑，勾引他產生無法克制的慾火。何況她的愛人天性虔誠，一直沉溺於長期的守夜和清淡的飲食。等到他從開始時的神魂顛倒中清醒過來，她又靠著自己的性情和對他的瞭解，用更為實際的長處在他的心中維持優越的地位。

查士丁尼樂於讓所愛的對象變得富有而高貴，東部的錢財開始在她的腳下堆積。查士丁的侄子雖然在宗教方面有所顧忌，但最終還是決定要把神聖與合法妻子的名位給予他的侍妾。羅馬法明文規定，只要是奴隸出身或從事戲劇行業的女性，禁止與元老院的議員結婚。魯皮西娜皇后或稱優菲米婭出身蠻族，雖然舉止帶有鄉野的土氣，但是品德高尚，深受世人尊敬，拒絕接受青樓女子成為她的侄媳。甚至就是查士丁尼迷信的母親維吉蘭提婭，雖然承認狄奧多拉聰明而又美麗，但極為擔憂那個富於心機的淫婦，會用輕佻和傲慢毀掉自己兒子的虔誠和幸福。查士丁尼堅定的癡念終於克服了所有的障礙，耐心等待皇后的過世，對於母親因極度痛苦所流的眼淚也不理會。他以查士丁皇帝的名義頒布一項法令，廢除古代苛刻的規定，使得在劇院賣身的不幸婦女，只要經過光榮的悔改(這是詔書的用語)，就允許她們與門第最高的羅馬人締結合法的婚約。有了這樣的恩典，接著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就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她的地位隨著丈夫的權勢逐漸高昇，等到查士丁授予侄子紫袍，君士坦丁堡的教長將冠冕加在東部的皇帝和皇后頭上。但是，按照羅馬嚴格的習俗使君王的妻子所能得到的榮譽，既不能滿足狄奧多拉的野心，也無法表現查士丁尼的專寵。他接受她成為平等而獨立的共治者，一起坐上寶座統治帝國。行省的總督同時宣誓要效忠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東部世界對於阿卡修斯的女兒，只有跪拜在她的才華和機運之下。這個娼妓曾當著許多觀眾的面前，用下流的行為玷污了君士坦丁堡的劇院，現在還是在這座城市裡，她裝扮成了女皇，受到嚴肅的官員、正統的主教、勝利的將軍和被虜獲的君主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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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狄奧多拉的暴虐凶殘和宗教救濟的行為(527—565 A.D.)

有些人相信婦女喪失貞節以後思想一定會跟著墮落，因此出於個人的嫉妒和普遍的仇視，急著想聽到各種抨擊之詞，認為這些能夠抹殺狄奧多拉的德性，誇大她的惡行，嚴厲指責年輕的婊子賣身或淫蕩的罪行。她可能是感到羞愧或者出於不屑，經常拒絕群眾類似奴僕般的敬拜，避開首都可憎的亮相場面，把一年大部分時間消磨在位於普羅蓬提斯海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風景優美的皇宮和花園中。她私下的時間全用來保持自己的容貌，非常謹慎小心，不容出任何差錯，出浴和用餐都非常奢華，夜晚和早上有長時間的休息和睡眠。很多隱秘套房住著她所寵愛的侍女和宦官，為了滿足他們的利益和要求，她不惜犧牲法律的公正。國家最尊貴的人物擠在黑暗和悶熱的斗室中，經過漫長的等待以後，獲准前去親吻狄奧多拉的腳趾。至於覲見人員親身的感受，是端莊女皇沉默的傲慢，還是喜劇演員善變的輕佻，則完全視她的心情而定。她那無厭的貪婪也許可以說是出於對丈夫死亡的憂慮，那將使她徹底毀滅，或是單獨據有帝座。

皇帝在生病時，有兩位將領非常魯莽地宣稱，他們對於選定皇都的問題，絕不會坐視不管，狄奧多拉出於畏懼和野心，感到極為憤怒。在指責她行為的殘酷方面，即使是較輕的罪行也令人不勝厭惡，給狄奧多拉留下難以洗刷的污點。她派出無數密探到處窺探，只要有人的一言一行甚或一個表情，對皇家的女主人稍有不敬，密探就會前來詳盡告發。只要受到指控，就被投進特設的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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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人在那裡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根據傳聞，無論是拷問架的酷刑還是無情的鞭打，都要當著女暴君的面執行，她對於討饒的乞求和悲慘的呼叫根本無動於衷。有些可憐的犧牲者喪命在污穢的地牢中，還有一些人在被砍掉手腳或被逼成瘋子以後才被放出來，甚至要奉獻出所有的財產才能獲得自由。這些都是她報復行為活生生的見證，任何人只要受到懷疑或是遭到傷害，他們的子女都會被株連，無一倖免。元老院議員以及主教被狄奧多拉定罪處死或放逐時，她總要選派可靠的皂隸押解，為了使人不敢怠慢，她會親口威脅說道：「我對著天主發誓，你要是敢不遵奉我的命令，就把你的皮給活活地剝下來。」

要是狄奧多拉的宗教信念沒有被異端邪說污染，按照當代人士的看法，她那極度的虔誠可以為傲慢、貪婪和殘酷的行為贖罪。但是，如果她曾利用她的影響力緩和皇帝狹隘的憤怒，那麼今天這個時代定會承認她在宗教方面的功勞，寬恕她思想上的一些過失。所有查士丁尼建立的宗教慈善機構，都用同樣尊敬的口吻提到狄奧多拉的名字。在他統治期間最出名的福利組織，要歸功於女皇對不幸姐妹的同情，她們不是受到引誘就是被迫從事賣淫的行業。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亞細亞這邊的海岸，有一座宮殿被改建為宏偉而寬廣的修道院，用優渥的贍養費用維持著500名婦女的生活。這些人經過搜羅，來自君士坦丁堡的街頭和妓院，要在這個安全而神聖的退隱之地將自己奉獻給宗教，過著終身囚禁的歲月。然而有些人被恩主從罪惡和悲慘中拯救出來，不知感恩圖報誠心悔改，絕望之餘想要逃走，竟然投身大海。

狄奧多拉的精明審慎使得查士丁尼讚不絕口，就是他的法律也靠著可敬的妻子給予賢明的意見才能完成。她真是上帝賜給他的最大的福分，在人民的騷動和宮廷的變故中，她展現出自己的勇氣。自從她與查士丁尼結合以來，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敵都三緘其口，更可證明她的貞潔。即使阿卡修斯的女兒可能不在意愛情，但那些讚譽之詞卻使她的心志變得堅定，為了自己身上的責任和利益，即使犧牲歡樂和舊習也在所不惜。狄奧多拉的祈禱和許願未能讓她獲得合法的兒子，她曾經埋葬過一個女嬰，那是她婚姻的唯一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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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這方面讓她感到失望，她仍能維持恆久而絕對的統治權力。她靠著策略或長處，始終維持著查士丁尼對她的寵愛，他們之間偶然也會出現爭執，這會給那些信以為真的廷臣帶來致命的後果。或許她年輕時的縱情放任損害了健康，她的身體一直比較虛弱，於是她接受了醫生的勸告到皮西亞溫泉去養病。女皇在這次旅程中，由禁衛軍統領、財務大臣、幾位伯爵和大公陪同，還有4000名隨從組成浩浩蕩蕩的行列，道路全部經過整修，特別增建了一所接待的宮殿。她在經過比提尼亞的時候，對於教堂、修道院和醫院賜給大量施捨，祈求上天恢復她的健康。她終於在結婚的第24年，也是她統治的第22年，被癌症奪去性命(公元548年6月11日)。她的丈夫認為這對他而言是無法彌補的損失，為此悲痛不已。查士丁尼原本可在東部帝國挑選最高貴和最純潔的處女，誰知他竟然要娶在劇院討生活的娼妓。


 五、賽車場的黨派造成君士坦丁堡的動亂(527—565 A.D.)

我們在古代的競賽中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差異：最傑出的希臘人都是選手，而傑出的羅馬人則僅僅是觀眾。奧林匹克運動會開放給家世富有、品學俱優和滿懷抱負的人士，要是參賽者對自己的技巧和能力有自信，那麼他就完全可以和狄俄墨得斯及墨涅拉俄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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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馭馬匹迅速趕上前去贏取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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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輛、20輛或者40輛賽車同時出發，勝者的獎賞是一頂月桂樹葉編成的冠冕。他的聲名連帶著家庭和國家的榮譽被寫進抒情詩，在歌謠的旋律中被讚頌，這比起青銅和大理石的雕像更為長久。但是元老院的議員或是公民考慮到自己的地位，羞於讓自己或他的馬匹在羅馬的賽車場中出現。賽車是由國家、官員或皇帝出資舉辦，但是管理放手交給下賤的奴才，要是一名受到歡迎的馭車手的收益超過主辦人，那只能將這視為觀眾肆意揮霍的表現，這也是低賤職業所能得到的最高工資。

這種競賽在最初創立時非常簡單，只有兩輛車爭先，車伕分別穿著白色和紅色的制服，到後來又增加兩種顏色，就是草綠和天藍。比賽也要重複進行25次之多，同一天有100輛賽車，使賽車場出現人潮洶湧的盛況。四個黨派很快獲得合法的組織和神秘的起源，夢幻的色彩代表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象，紅色天狼星的盛夏、白雪的寒冬、蔚藍的深秋和蔥綠的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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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解釋則不是從季節，而是從自然元素出發，綠和藍的競爭被認為是陸地與海洋的衝突，各自的勝利則可以預兆穀物的豐收或海運的昌隆，因而引起農夫和船員的敵對情緒。這種做法比起羅馬人民盲目的狂熱，為了支持某種顏色而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不那麼荒謬可笑。

一些明智的君主雖然鄙視這種愚蠢的行為，還是放任不管；但是像卡利古拉、尼祿、維特裡烏斯、維魯斯、康茂德、卡拉卡拉和埃拉伽巴盧斯這些皇帝的名字，都曾被列進賽車場的藍黨或綠黨之中。他們經常前往自己的馬廄，為本派受到寵愛的馭車手喝彩，責罵其他黨派的參賽者，並且在有意無意之間模仿這些馭車手的舉止動作，好獲得群眾的愛戴和尊重。血腥和騷亂的競爭擾得公共的節日不得安寧，一直延續到羅馬公眾活動時代的末期。狄奧多里克不知是出於公正還是偏袒的動機，運用他的權勢插手保護綠黨，免於一位執政官和一位大公的暴力迫害，這兩位在賽車場中熱烈擁護藍黨。

君士坦丁堡並未繼承古代羅馬的美德，反而因襲它的愚昧，同樣的黨派煽起賽車場的動亂，在橢圓形競技場引發的狂暴更加激烈。阿納斯塔修斯在位的時候，群眾的怒氣更為宗教的熱情所鼓動。綠黨很奸詐，把石頭和短劍藏在水果籃裡，在莊嚴的節日展開大屠殺，竟有3000名藍黨敵手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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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暴亂像瘟疫一樣從首都蔓延到東部的行省和城市，用作比賽識別的兩種顏色，產生強烈到拚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動搖了一個弱勢政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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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之間的衝突一般是基於重大的利益或神聖的借口，都比不上這種惡意爭吵的固執和堅持。這種行為不僅破壞了家庭的和睦，而且離間了朋友和兄弟的感情，即使很少到賽車場的女性，也會擁護情人喜愛的黨派，反對丈夫主張的意願，把法律甚至天理人情都踩在腳下，只要使黨派得到勝利，受到蠱惑的追隨者將個人的痛苦和公眾的災難全部置之腦後。放任而沒有自由可言的民主又在安條克和君士坦丁堡復活，任何想要獲得行政和宗教職位的候選人，都必須支持一個黨派。

綠黨在暗中和阿納斯塔修斯的家族或派系有密切的關係；藍黨熱烈獻身於正統教會和查士丁尼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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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為他們的庇主為了表示感激，有5年多的時間，一直對這個不斷在東部的皇宮、元老院和首都引起騷亂的黨派給予保護。藍黨仗著皇室的寵愛，擺出一副傲慢的姿勢，用奇特的蠻族打扮使人觸目心驚。他們留著匈奴人的長髮，穿起緊袖寬袍的服裝，走路旁若無人，說話粗聲粗氣，白天身上暗藏著雙刃的匕首，夜晚毫無顧忌攜帶武器聚會，分為許多小隊，隨時準備進行暴力和搶劫行動。他們的敵手綠黨成員以及毫無瓜葛的市民，被這些夜間作案的強盜剝光財物或當場殺害。任何人要是戴著金扣環和金腰帶，深夜在首都平靜的街頭出現都非常危險。這種作奸犯科的風氣因惡行受到赦免而日益猖獗，他們竟然襲擾應受保護的私人住宅，聚眾鬧事的黨派分子常用縱火來發起攻擊，或者拿來掩蓋自己的罪行。在他們的蹂躪之下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或者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為了貪財或報復，到處流灑無辜者的鮮血，殘忍的謀殺玷污了教堂和聖壇。那些兇手吹噓自己的本領，說用短劍一擊之下就可以取人性命。君士坦丁堡的放蕩青年喜愛破壞秩序的藍色制服，法律已經噤若寒蟬，社會失去制約力量，債主被迫放棄應有的權利，法官只有延後推遲審判，主人要釋放奴隸自由，父親聽任兒子放縱揮霍，貴婦受辱滿足奴僕的肉慾，漂亮的男童從父母的手裡被奪走，妻子除非不惜一死，否則會當著丈夫的面被人強姦。

絕望的綠黨遭到敵手的迫害，也被官員丟在一邊不加理會，決定行使自衛或報復的權利。那些在戰鬥中倖存的人員，被捕以後拖回去處死，可憐的逃亡分子藏匿在樹林和山洞裡，不時潛回驅逐他們的社會，到處殺人放火，毫無惻隱之心。一些有膽識的執法官員竟敢懲治罪犯，不怕引起藍黨的仇恨，結果成為不擇手段的狂熱分子的犧牲品。君士坦丁堡的郡守逃到聖墓去避難，東部一位伯爵受到羞辱的鞭刑。有兩個藍黨謀害西利西亞總督的馬伕，還要繼續大砍大殺，因而受到懲治，狄奧多拉竟然下令將總督吊死在兇手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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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心勃勃窺伺帝座的接班人想要藉著社會的混亂，建立偉大的事功；但等到身為君王后，為了自己的利益和責任，必須維護法律的尊嚴。查士丁尼首次頒布詔書，公開宣稱決心保護無辜的市民，任何名稱或顏色的黨派只要犯罪就嚴懲不貸；他之後還一再發佈詔書提出警告。然而，正義的天平由於皇帝的私下情感、相沿成習以及心懷恐懼，仍舊傾向於偏袒藍黨。他的公正在經過一番掙扎以後，便毫不猶豫地順從了狄奧多拉勢不兩立的仇恨情緒。女皇始終沒有忘懷自己是喜劇演員時所受的傷害，而且也絕不會寬恕。查士丁二世繼位以後，公開呼籲要求嚴格和公正執法，等於間接譴責前朝的偏私：「你們藍黨要聽清楚，查士丁尼已經過世！你們綠黨也要知道，查士丁尼還是活著！不論哪派犯事，我絕不輕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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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皇室的縱容包庇引起「尼卡」暴亂的始末(532 A.D.)

兩個黨派相互仇恨和暫時和解所引發的叛亂，幾乎將君士坦丁堡化為一片灰燼。查士丁尼統治的第5年，歡度元月望日的節慶，綠黨不滿的喧囂聲不時擾亂比賽的進行，一直到第22次賽車開始，皇帝還是不聲不響保持莊嚴的神色。最後他實在看不過去，非常唐突地指示，通過司儀大聲傳話，要在君王和臣民之間進行極為奇特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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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黨的群眾開始時的抱怨，還是抱著尊敬和克制的態度，只是指責君王下面的大臣在壓迫他們，並且對皇帝山呼萬歲，祝他贏得勝利。查士丁尼大聲說道：「你們這些傲慢的搗亂分子，給我注意聽著！你們這些猶太人、薩爾馬提亞人和摩尼教徒，全部給我閉嘴！」綠黨仍舊想要喚起他的同情心：「我們都是窮人，都是無辜的市民，我們受到欺凌，不敢從街頭走過，他們對我們的名字和顏色正在進行全面的迫害。啊，皇帝！讓我們去死吧！但是也得遵照你的吩咐，為你賣命而死！」在他們看來，查士丁尼一再重複偏袒和激動的咒罵，完全失去身穿紫袍的尊嚴。他們拒絕效忠不能公平對待臣民的君主，為查士丁尼的父親感到悲哀，怎麼生出這樣一個禍害，被人稱為兇手、笨驢和口出偽誓的暴君。憤怒的君王高喊：「你們不想活了嗎？」這時藍黨火氣直冒，全部從座位上站起來，充滿敵意的怒吼震動整個橢圓形競技場。他們的對手綠黨看來勢單力薄，為了避免吃眼前虧，全都跑到君士坦丁堡街頭，在那裡展開恐怖和絕望的活動。

就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時刻，兩黨有7個被郡守定罪的殺人犯被拉出來遊街示眾，然後押送到佩拉郊區的刑場。4個人很快被斬首，第5個已被吊死，但是同樣的懲處落在剩下2個人頭上的時候，繩索突然斷裂，人掉在地面還沒有斷氣。群眾為他們得以倖免而歡呼，聖科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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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僧侶從鄰近的修道院出發，把這兩個人用船運到教堂的聖所庇護。一個罪犯是藍黨，另一個穿綠色制服，兩黨同時被殘酷的壓迫者和不知感激的庇主所激怒，於是決定在解救囚犯和滿足報復之前，暫時休戰。至於抗拒叛亂風暴的郡守，他的府邸被縱火燒燬，手下的官員和衛士遭到屠殺。監獄被武力打開，犯人恢復自由，給公眾帶來毀滅性的禍害。一支部隊被派遣前來支援行政官員，遭到武裝群眾凶狠地抵抗。叛亂者的數量越來越多，而且行為更加大膽放肆。為帝國服役的蠻族以赫魯利人最為蠻橫，教士出於宗教的動機，帶著聖物匆忙前來阻止血腥衝突，遭到赫魯利人的鎮壓和驅逐。這種褻瀆神聖的舉動使騷亂加劇，民眾打著上帝的名義進行激烈的戰鬥。婦女從屋頂和窗戶往士兵的頭上投擲石塊，士兵們則往屋裡扔火把。一處處被市民和外地人點燃的火頭，毫無控制地在整個城市蔓延開來。大火波及聖索菲亞主座教堂、宙克西普斯浴場以及部分皇宮，從皇宮的大門入口一直燒到戰神祭壇，大火沿著長長的柱廊從皇宮燒到君士坦丁廣場。一家規模很大的醫院連同裡面的病人全部被焚燒殆盡，很多教堂和宏偉的建築物成為一片瓦礫，收藏大量財物的金庫裡的金銀或是熔化或是遺失。這幅恐怖和悲慘的景象，使得機警和有錢的市民越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逃到亞細亞那邊的海岸去避難。君士坦丁堡有5天的時間落在黨派的手裡，他們使用的暗語是「尼卡」，意為勝利，這也就成了這次大規模叛亂的名稱。

只要黨派的紛爭還繼續存在著，那麼無論是揚揚得意的藍黨還是垂頭喪氣的綠黨，都同樣對國家的混亂狀況漠不關心。他們一致怪罪司法和財政的腐敗，兩位負責的大臣是善於使用權術的特裡波尼安和貪財好貨的「卡帕多細亞的約翰」，他們被看作是國家災難的始作俑者。民眾溫和的怨言沒有人理會，等到城市陷於大火之中，就有人裝出尊重的樣子願意傾聽。財政大臣和郡守立即受到罷黜的處分，遺留的職位由兩位為人正直毫無過失的元老院議員接任。查士丁尼做出深獲民心的讓步以後，前往橢圓形競技場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對於感激的臣民也願意接受他們的懺悔。雖然他對著福音書做出莊嚴的宣告，但是兩個黨派並不相信他的保證。皇帝對他們的懷疑感到吃驚不已，在慌張之餘退回皇宮那座嚴密防衛的堡壘。這無法平息的騷動現在被看成秘密而又居心叵測的陰謀，有人懷疑暴徒，特別是綠黨方面，一直得到海帕提烏斯和龐培所供應的武器和金錢。兩位大公沒有忘記他們是阿納斯塔修斯的侄兒，雖然這種身份可以帶來榮譽，卻無法保證安全。

個性輕佻的君王心懷猜忌，在反覆無常的信任、罷黜和原諒之中，使兩人看起來像是在寶座前服侍的皇家僕役。然而就在這5天的騷動期間，他們被當成重要的人質遭到拘留。直到後來，查士丁尼的恐懼超過智慧，把這兩兄弟看成奸細甚或刺客，堅決打發他們離開皇宮。他們一再說明要是服從君王的命令，就會在身不由己的狀況下被逼成叛徒，但這番表白毫無用處。等到他們回到家裡，在第6天的早晨，民眾包圍了海帕提烏斯的住處，將他帶走，根本不管他是真心抗拒，也不管他的妻子流著眼淚苦苦哀求。群眾蜂擁著受到推崇的人物前往君士坦丁廣場，用一個華麗的項圈代替皇冠戴在他的頭上。要是篡奪者聽從元老院的勸告，進而激起群眾的憤怒，在最初具有無法抗拒的力量，或許能夠制服或驅逐心驚膽戰的查士丁尼。海帕提烏斯後來以拖延和耽擱有功，來為自己辯護。拜占庭皇宮享有進出海洋的自由通道，船隻停泊在花園台階之下，隨時可用，而且宮廷已經做出秘密的決定，要運送皇帝和他的家人及財富，安全撤退到離首都有相當路程的城市。

要是那個從劇院發跡的娼妓沒有拋棄女性的怯懦和德性，查士丁尼肯定會一敗塗地。在貝利薩留也參加的會議中，唯獨狄奧多拉展現出英雄的氣概，為了拯救皇帝脫離當前的危險和可鄙的恐懼，只有她不擔心會在未來引起查士丁尼的忌恨。查士丁尼的配偶說道：

哪怕只有逃走才能獲得安全，我也不會離開。人在出生以後都不願去死，但是當上位的統治者失去榮譽和權力後，就不應該偷生。我祈求上蒼，別讓人看到我失去冠冕和紫袍的樣子，即使是一天也不行。要是人們不再尊稱我為女皇，那時我絕不願見到陽光。啊，愷撒！如果你決定逃走，你有的是財富。請看那大海，你有的是船隻。但對君主而言，最可怕的事莫過於求生的慾望，它會陷你於可憐的放逐和可恥的死亡之中。至於我，只相信一句古老的格言：「皇座是光榮的墳墓。」

一位婦女的堅定使大家恢復了勇氣，重新開始考慮所要面對的問題和未來的行動，很快為絕望的處境找到解決的辦法。再度挑起黨派之間的仇恨不僅簡單，而且可以產生決定性的效果。這時藍黨為自己的罪行和愚蠢感到害怕，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屈辱，竟然會使他們與不共戴天的仇敵聯合起來，對抗友善和慷慨的庇主。藍黨再度公開宣佈承認查士丁尼的權威，就把綠黨和他們的篡奪者留在橢圓形競技場。衛隊的忠誠相當可疑，然而查士丁尼的軍事力量包括3000名老兵，他們有良好的訓練和無敵的勇氣，經歷過波斯和伊利裡亞的戰爭。在貝利薩留和蒙杜斯的指揮之下，兵分兩路離開皇宮，銜枚疾走，強行穿過狹隘的通道、熄滅的火場和倒塌的大廈，突然同時打開橢圓形競技場兩端的大門。在那狹小的空間裡，面對從兩邊襲來的堅強的正規攻擊，混亂和驚懼的群眾完全無力反抗。藍黨用瘋狂的行動表示自己的悔悟，據估算，在那一天毫不留情和斬草除根的濫殺中，估計有3萬多人喪失性命。海帕提烏斯從寶座上被拖了下來，和他的弟弟龐培一起被押到皇帝的腳前，他們懇求皇帝大發慈悲，但是他們的罪行眾所周知，清白卻大有可疑，何況查士丁尼已被嚇得魂不附體，更不會輕言寬恕。次日早晨，阿納斯塔修斯的兩個侄子，還有18名地位顯赫、位列大公或執政官階級的從犯，都私下被士兵處死，屍體被丟進大海。他們的府邸被推倒，財產全部充公。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裡，橢圓形競技場受人冷落，備感淒涼。然而，只要恢復比賽就會帶來同樣的騷亂，藍黨和綠黨仍繼續破壞著查士丁尼的統治，擾亂東部帝國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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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絲綢對羅馬帝國的影響和後來的發展(527—565 A.D.)

在羅馬城淪為化外之地以後，帝國仍舊保有它在亞得裡亞海以東征服的一些民族，疆域一直到達埃塞俄比亞和波斯的邊界。查士丁尼統治64個行省和935個城市
[113]

 ，整個地區真是得天獨厚，無論土地、位置還是氣候都極為有利，而且人類文明的進步，從古代的特洛伊到埃及的底比斯，不斷沿著地中海海濱和尼羅河兩岸傳播。埃及是眾所周知的富饒之地，曾經解救亞伯拉罕
[114]

 的苦難，同樣那片南北狹長而人口眾多的地區，至今每年仍能向君士坦丁堡出口26萬誇特的小麥。
[115]

 查士丁尼的首都還一直接受西頓供應的產品，15個世紀前荷馬曾在詩篇中稱讚其事
[116]

 。植物生長所需的地力，沒有因2000次的收成而耗盡，由於農人的技術、肥料的增多和及時的休耕，不僅能夠恢復生產，並且更為加強。家畜的數量已經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樹木的種植、房舍的建築以及勞動和享受生活的工具，延續的時間比起人的一生還要長久，在後代的照顧之下得以累積生產的成果。一些最基本的技藝由傳統保存下來，隨著經驗的積累使之更加簡化。勞動的分工和交換的便利，使得社會日益富足，每個羅馬人的居住、衣著和飲食，都要靠1000雙手的辛勤勞動。織機和梭桿的發明可以歸之於神的恩賜，每個時代和各種不同的動物和植物產品，像是獸毛、生皮、羊毛、麻、棉以及最後的絲，經過人為的加工，用來遮蓋或是裝飾人類的身體。它們被漂染成各種永久性的顏色，能夠用筆墨彌補織機功能之不足。在模仿自然之美選擇顏色的時候
[117]

 ，可以盡情表現個人的品位和時尚。但是有一種深紫色
[118]

 ，是由腓尼基人從一種貝殼中提煉獲得的，專門供應皇帝本人和皇宮使用，而且明文規定，大膽臣民如果敢僭用皇家的特權，將視同叛國罪加以懲處。

無須我多加解釋，大家知道絲
[119]

 是從一種幼蟲的消化器官裡吐出來，然後結成金黃色的繭，最後這條毛蟲從裡面鑽出來變成蠶蛾。在查士丁尼統治的時代以前，只有中國人知道，蠶要用桑葉來餵養。像是松樹、橡樹和白楊的毛蟲，遍佈亞洲和歐洲的森林，但是飼養和培育都很困難，產量也無法確定，除了靠近阿提卡海岸的小島開俄斯，通常都沒有人理會。開俄斯有一名婦女發明了這項產品，用吐出的絲織成薄紗供女性專用，很長一段時間在東部和羅馬備受讚譽。無論是梅德人還是亞述人，他們的服裝是否運用這種材料，引起大家的懷疑。維吉爾是第一位提到此事的古代作家，他說中國人從樹上採取柔軟的羊毛，這種誤解和真實狀況相比也不足為奇，後來才慢慢知道有一種價值極高的小蟲存在，是為各民族提供奢侈品的頭號技師。提比略在位時，這種稀少而又文雅的奢侈品，被生活嚴肅的羅馬人指責。普林尼用稍嫌做作而有力的語言，抨擊人們貪財求利的心理，為了有害的目的探勘地球遙遠的盡頭，尋找在眾人看來近乎裸體的服裝，貴婦人穿上會全身透明。這種衣物可以顯示手足的轉動和皮膚的顏色，用來滿足虛榮或挑起情慾。

中國的絲織品很緊密，腓尼基的婦女有時會將它拆散開來，再將亞麻的纖維混紡在裡面，鬆散的質地使貴重的材料倍增價值。
[120]

 普林尼時代以後這200多年，純絲或混紡的絲織品限定為女性使用。埃拉伽巴路斯具有婦女的陰柔習性，是第一個穿著絲綢衣物的名人，玷污了作為皇帝和男子漢的尊嚴。爾後羅馬和行省有錢的市民，也在不知不覺中傚法這種先例。奧勒良抱怨1磅絲在羅馬要賣12英兩的黃金，但是供應隨著需求而增加，價格自然也就下跌了。如果發生意外事件或實施專賣，有時也會使價格高過奧勒良的標準，提爾和貝裡圖斯的製造商基於同樣的情況，有時被迫滿足於僅收取那過高價格的九成。從產地進口的絲織品大部分耗用在查士丁尼的臣民身上，有人認為需要制定法律，使喜劇演員與元老院議員的服裝有所區別。他們仍然更熟悉地中海一種被稱為海蠶的貝類，這種大型珍珠貝貼在岩石上面，長出質地細緻的毛髮，可以用來織成衣料。羅馬皇帝原本出於好奇而非實用的緣故，將這種特殊材料做成的長袍當作禮物，送給亞美尼亞的總督。
[121]



絲綢通過駱駝商隊跨越整個亞洲，從中國的海岸被運輸到敘利亞海岸，這一行程長達243天，但價值昂貴的商品並不需要很大的數量，便足夠支付陸上運輸的費用。這些絲綢很快被經常前往亞美尼亞和尼西比斯市場的波斯商人送到羅馬人手裡。但是這種貿易在休戰期間，會受到貪婪和嫉妒的壓制；而到了敵對君王的長期戰爭時，更是會完全中斷。波斯國王出於驕傲的心理，把粟特甚至塞裡卡也算成帝國的行省，但是波斯真正的疆域是以阿姆河為界，要想越過這條河與粟特人進行有利可圖的接觸，則完全要視征服者的意願而定，白匈奴人
[122]

 和突厥人先後統治這個勤奮的民族。然而在號稱「亞洲四大花園之一」的地區，就是最野蠻的統治，也不會將農業和貿易徹底毀滅。撒馬爾罕和波卡拉這些城市據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用來進行各種產品的交換，他們的商人從中國
[123]

 購買生絲和絲織品，運到波斯後再供應給羅馬帝國。

在中國繁華的首都，粟特人的商隊被當成進貢國家的使臣，受到優渥的款待，只要他們能夠安全返國，大膽的冒險就能獲得極為優厚的利潤。從撒馬爾罕到陝西最近的市鎮是艱辛而危險的旅程，至少需要60天，長則80天到100天。他們渡過錫爾河後就進入了沙漠，除非軍隊和地區的守備部隊加以約束，否則遊牧族群會將市民和旅客都當成合法掠奪的對象。運輸絲綢的商隊為了避開韃靼的強盜和波斯的暴君，探勘出一條位置更靠南邊的路線。他們越過西藏的高山，順著恆河或印度河而下，在古澤拉特和馬拉巴爾的港口，耐心等待一年一度西方船隊的來到。
[124]

 沙漠雖然危險，但比起難以忍受的勞累、飢渴和拖延時日還是要好過得多。以後很少人再有這種打算，僅有一名歐洲人通過那條乏人問津的路線，為自己歷盡困苦而自鳴得意，他在離開北京以後，花了9個月的時間才抵達印度河口。

不過，開放的海洋可供人類自由地交往。中國從黃河到北迴歸線的各省，都被北部的皇帝征服和教化。在基督紀元開始的時代，這個地區就已經滿佈著居民和城市，到處種植桑樹養蠶，生產絲綢。要是發明羅盤的中國人擁有希臘人或腓尼基人的天分，那他們就會向著南半球進行開發。我沒有資格判斷也很難相信，中國人的長途航行曾抵達波斯灣或好望角。
[125]

 但他們的祖先可能與現代的子孫一樣努力與成功，航海的範圍從日本群島延伸到馬六甲海峽，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東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在始終保持能看到陸地的情況下，沿著海岸抵達頂端的阿欽海岬
[126]

 ，每年總有10到20艘船來到此地，上面裝滿中國的貨物，包括各種工藝產品，甚至還有工匠在內。蘇門答臘和對面的半島被很含混地描述
[127]

 為生產金銀的地區，托勒密的地理學曾經提到這些商業城市，指出它們的財富並非全部來自礦產。蘇門答臘和錫蘭之間的直線距離大約是300個裡格，中國和印度的航海人員依靠飛鳥指示航向，或是乘著季風，就是方形船也能安全穿越海洋。這種船在製造的時候不用鐵釘，以椰子樹葉編成牢固的繩索將船連接起來。

錫蘭又稱塞倫底布或塔普洛巴納，由兩個敵對的君主分治：其中一位據有山地、大象和晶瑩剔透的紅寶石；另一位享有更為實際的財富，國內的特產、國外的貿易和寬闊的海港特林奎馬爾
[128]

 ，成為東方和西方船隊的集散中心。這個人情味濃厚的島嶼，離兩端的國家航程大致相等(有人已經計算過)，中國的絲商把買來的沉香、丁香、豆蔻和紫檀木裝在船上，與波斯灣的居民維持自由而且利潤很高的商業活動。波斯國王的臣民頌揚他的權勢和偉大，認為已經沒有可與之匹敵的對手。有名羅馬人單純以旅客的身份，乘坐埃塞俄比亞人的船隻到過錫蘭，他拿出阿納斯塔修斯的金幣，與波斯人不起眼的銅錢做比較，駁斥他們那種狂妄無知。
[129]



絲成為不可或缺的商品，波斯人控制著陸地和海洋，主要的供應來源被他們壟斷，查士丁尼對此非常憂心，臣民的財富不斷流入一個充滿敵意而又崇拜偶像的國家。埃及的貿易和紅海的航運隨著繁榮的帝國走向衰敗，同樣遭遇沒落的命運。一個積極進取的政府應該恢復這些地區的貿易和航運，除此之外羅馬人的船隻還要可以航行到錫蘭、馬六甲甚或中國的港口，去購買所需的生絲和織物。查士丁尼採取了一個更溫和的計劃，請求同是基督徒的盟友埃塞俄比亞人給予協助。他們新近獲得了航海的技術、貿易精神和阿杜利斯海港
[130]

 ，這個地方是一位希臘征服者最值得炫耀的戰利品。埃塞俄比亞人沿著非洲的海岸深入赤道地區，搜尋黃金、翡翠和香料，但是他們很明智地放棄了這一實力懸殊的競爭，因為波斯人靠近印度市場，與他們相爭，必然會受到挫敗。

皇帝為此感到失望，直到後來發生了一起出乎意料的事件，他的願望才獲得滿足。福音的教誨已經傳到印度，一位主教在馬拉巴爾的胡椒海岸領導聖托馬斯的基督徒，錫蘭也建立了一座教堂，傳教士追隨貿易的足跡到達亞洲的盡頭。兩個波斯僧侶長期居住在中國，或許是皇家的都城南京，這裡的君王信奉外國的宗教
[131]

 ，事實上他接見過錫蘭島派遣的使節。波斯的僧侶在虔誠傳教時，見到中國人的普通服裝都是絲織品，感到非常驚奇，還看見成千上萬在飼養的蠶(不論是在樹林還是家庭裡)，從前這是皇后的工作。
[132]

 他們很快瞭解，要想運走生長期短促的昆蟲，是不切實際毫無用處的事，但是蠶卵可以孵出很多後代，容易保存，也能在遙遠的地區培育。對於波斯的僧侶來說，愛國心比不上宗教或利益的吸引力。他們經過長途的跋涉，抵達君士坦丁堡，將計劃詳盡報告給皇帝，獲得查士丁尼的首肯，被給予豐盛的賞賜和優渥的許諾作為鼓勵。然而就君王御用的歷史學家看來，高加索山下的一場戰役，比起傳教士經商的辛勞，更值得詳細報道。

他們在進入中國以後，欺騙懷著猜忌之心的民族，把蠶卵藏在中間挖空的手杖中，然後帶著來自東方的戰利品光榮歸來。經由他們的指導，蠶卵在適當的季節，用堆肥產生人工的熱量來孵化，拿桑葉來飼養，使它們不僅能夠在異國的氣候裡生長，還能結出蠶繭，留下足夠數量的蠶蛾來繁殖推廣，然後種植更多的桑樹飼養更多的蠶，供應大量生產絲織品的需要。借由經驗和研究可以不斷改進這項新興產業，等到下一代皇帝在位的時候，粟特的使臣承認，羅馬人在養蠶和產絲這方面的技術，已經不亞於原來的中國人。我看見這些質地雅致的奢侈品，並不是毫不動心，但是難免會感覺遺憾，要是傳進蠶絲的人能帶來中國人已經開始使用的印刷術，那麼米南德的喜劇和李維記述完整羅馬歷史的史書，就可以因第6世紀的版本而得以永存。擴大的世界觀有助於思維科學的發展，但是基督教的地理學完全依據《聖經》的文字，有的地方難免斷章取義，因此只有不信神的頭腦才會去研究自然的科學。正統基督教的信念把人類可以居住的世界限定在一個溫帶地區之內，地球是一個橢圓形的表面，長度是400天的旅程，而寬度是200天，四周被海洋包圍，上面覆蓋透明晶體的蒼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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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東部帝國的稅收及皇帝的貪婪揮霍(527—565 A.D.)

查士丁尼的臣民對那個時代和政府都不滿意，歐洲滿佈蠻族四處橫行，亞洲則為僧侶所苦。西部的貧窮和落後妨害到東部的貿易和製造，人民的血汗全被拿來供奉教會、政府和軍隊，卻沒有發揮任何效用，只是白白地浪費。構成國家財富的固定和流動資本，可以感到在迅速減少。阿納斯塔修斯的節儉緩和了公眾的困苦，明智的皇帝積累了巨額的國庫財富，開始解救人民使他們免於高額稅金的壓力和苦難。他們的感激特別表現在「苦難救助金」的廢止上，這是一種個人貢金，名義上是可以使貧民獲得工作
[134]

 ，然而其名不副實之處卻令人難以忍受。繁榮的城市埃德薩只需支付140磅黃金，卻用了4年的時間向1萬名工匠分別徵收。然而只有吝嗇的作風才能支持慷慨的意願，阿納斯塔修斯在27年統治期間，年度歲入節餘總額為1300萬英鎊，即32萬磅黃金。
[135]



查士丁一世的侄子非但不能傚法先賢的懿行，反而濫用國庫的積蓄。查士丁尼的財富因宗教施捨、大興土木、出於野心的戰爭和羞辱性的條約而迅速耗用殆盡，當他發現國家財政已入不敷出時，就用盡各種手段索取人民的金銀，浪費的手再將金銀從波斯遍撒到法蘭西。他的統治顯示出強奪和貪婪、華麗和貧窮之間的變遷，或者說是對抗。他因掌握上代積蓄的財富而享有名聲，遺留給繼承人的卻是要為他承擔償還債務的責任，像這樣的人物只會引起人民和子孫的控訴。公開的不滿容易讓人知道，私人的怨恨則更加肆無忌憚。愛好真理的人士要帶著懷疑的眼光，來閱讀普羅科皮烏斯富於教訓意味的《秘史》。歷史學家私下裡旨在揭露查士丁尼的敗德亂行，用惡毒的筆加以渲染和醜化，曖昧可疑的行為被歸之於極其卑鄙的動機，無心的過失被指責為有意的罪孽，偶發的事故被認定為預先的圖謀，法律受到踐踏和濫用，一時的偏袒不公被巧妙地加以描述，說成是他統治32年的一貫原則。皇帝要獨自為官員的錯誤、時代的混亂和臣民的墮落負起責任，甚至就是黑死病、地震和水患之類的天災，也要強加在惡魔化身的君王頭上，說是罪大惡極的查士丁尼引起天怒人怨。

我在做出聲明以後，要對《秘史》提到的查士丁尼的貪財好貨和巧取豪奪，簡單敘述幾點如下：

其一，查士丁尼的任意浪費不能算是慷慨的行為。文職和軍職官員獲得為皇宮服務的任命，開始的職等很低，待遇微薄。他們按照年資晉陞到生活優裕和蒙受信賴的地位，每年的恩俸總額是40萬英鎊。這時查士丁尼已經廢除了職務最高的位階，貪墨或貧窮的廷臣對內廷的節約深惡痛絕，他們認為這是對帝國尊嚴的最大冒犯。文書的遞送、醫生的薪俸和夜間的燈火，就花費的金額而言，是最受大眾注意的項目。同時市民也在抱怨，說他侵佔市政的歲入，將錢撥到這些方面，好維持正常的運作。甚至士兵的權益也受到損害，為了對士兵做出補償，在很多方面放寬對他們的要求，即使違紀犯法也不懲處，這樣就會敗壞軍隊的風氣。皇帝拒絕按照慣例每5年向士兵發放一次5個金幣的賞賜，使得部隊的老兵被迫當街向人乞求麵包，欠餉的軍隊在意大利和波斯戰爭中逐漸消散。

其二，前代皇帝為使民眾生活在幸福的環境中，基於仁政經常免除公眾積欠貢金的龐大債務，以作為統治期間最重要的政績，事實上執行償還欠稅的工作非常不切實際。

查士丁尼在位32年，從未賜給民眾類似的恩惠。很多臣民要放棄他們的產業，認為土地的價值已經無法償付國庫對他們的勒索。城市只要遭受敵人入侵，阿納斯塔修斯就會同意免徵稅賦7年；查士丁尼的行省受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的蹂躪，但是他那自負而又荒謬的補償只有1年，而且只限於被敵人實際佔領的地方。

以上是歷史學家私下提出的說法，他對撒馬利亞人的叛亂事件發生後，經過查士丁尼批准在巴勒斯坦實施的任何恩惠，都抱著否定的態度。這種錯誤和可惡的指控，完全為真實的記錄所駁斥，因為經由聖薩巴斯的出面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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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實這個殘破的行省獲得1300金幣(5.2萬英鎊)的救濟。

其三，普羅科皮烏斯並沒有說明賦稅的體制，他只是將之形容為橫掃地面的雹暴，或是吞噬居民的瘟疫。要是我們認為古老而嚴苛的原則都是查士丁尼的錯，連帶個人的人身和財產都因為他的緣故，必得忍受極為不公的損失，這樣一來連我們也都成了他運用惡意的幫兇。「阿諾納」是一種殘酷而專制的徵收方式，用來為軍隊和首都供應穀物，竟然超出農人的能力10倍以上，在衡量、檢驗、價格和長途運送勞務方面，偏袒不公的狀況更倍增大家的痛苦。在供應不足的時候，要從鄰近的行省像是色雷斯、比提尼亞和弗裡吉亞等地徵收額外的需求。地主在經歷疲累的行程和危險的航運以後，收到的酬勞真是微不足道，他們情願選擇在自己的穀倉門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些預防方式可以說明查士丁尼對首都的福利非常關心，然而君士坦丁堡還是逃不過暴政的剝削。在他的統治期間，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赫勒斯滂海峽開放了自由貿易，除了不能輸入武器供蠻族使用外，所有的商品都不受限制。每座城門派駐法務官，都是一些為皇家撈錢的官員，船隻和貨物經過都需要徵收沉重的關稅，這種剝削又轉嫁到無能為力的顧客身上。貧窮百姓要忍受人為供應不足以及市場驚人高價的痛苦，而習慣了靠著君王的慷慨才能過活的人民，時常抱怨飲水和麵包的配給份量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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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狀況加以調整的貢金，根本沒有正當的名目、法律的依據和限定的對象，這筆每年價值12萬英鎊的費用，由皇帝接受禁衛軍統領的奉獻，支付方式由這位最有權勢的官員自由裁決。

其四，然而即使如此，這些稅收比起專賣的特權，還是較為容易讓人忍受。專賣妨礙製造業的良性競爭，目的在於賺取極不榮譽的蠅頭小利，對於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項目強加特定的價格限制。《秘史》記載：「等到絲的特定價格為皇家財務人員所獨佔，整個地方的人民像是提爾和貝裡圖斯的廠家，全部陷入極為悲慘的境地，不是死於飢餓就是逃到敵國波斯。」一個行省會因製造業的衰退而蒙受苦難，但是就「絲」這個案例來說，普羅科皮烏斯的立場不夠公正，完全忽略了查士丁尼的貢獻。就是因為他的好奇心，帝國才收穫無法估計和永久存在的利益。他把銅幣的法定值提高七分之一，也可以說是同樣利國利民的好事，這種調整不僅明智，而且光明磊落毫無私心。因為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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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合法的公私支付標準，既不能減低純度也不能提高價格。

其五，租稅承包人要求充分的司法權便於完成所訂的合約，要是瞭解真相就知道這種行為極為可惡，這等於是要從皇帝的手裡買斷市民同胞的生命財產。還有一種更直接的方式，在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的同意或默許之下，可以從皇宮花錢買到位階和官職。這一斂財的特權對有功績或受到寵愛的人而言，有時會不顧一切插手其間。其實只要我們想一想就能明瞭其中的道理，任何膽大妄為從事「賣官鬻爵」勾當的傢伙，都會為自己所承受的羞辱、勞累、危險、負債及高利息尋求豐厚的補償。這種可恥和帶來災難的貪污行為到處流傳，終於使查士丁尼產生了警惕之心。他期望用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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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懲罰的制裁來保護政府的廉明公正，但是在一年終了時，偽誓和賄賂的狀況未見轉好，仍舊凌駕於無能的法律之上，他那嚴厲的詔書只有束之高閣。

其六，內廷伯爵尤拉利烏斯的遺囑指定皇帝是他產業的唯一繼承人，不過，條件是要負責處理債務和贈送遺物，答應給他3個女兒現有的生活費用，同時每個人結婚時可以獲得10磅黃金的嫁妝。尤拉利烏斯大筆家產全毀於火災，留下資財的清單，數額沒有超過564個金幣。希臘的史書有記載，說明皇帝以獲得微薄的奉獻為榮，他完全是倣傚這個先例。他抑制自私的貪財心理，欽佩友人對他的信任，負責贈送遺物和償還債務，要皇后親自教養3個未婚女兒，同時加倍給她們嫁妝，充分表現出父親對女兒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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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的仁慈確實值得欽佩(君王無須行善)，然而就是在這種高尚的行為之中，我們發現排擠合法和非婚生繼承人是相沿已久的惡習。普羅科皮烏斯完全將之歸於查士丁尼統治所產生的弊病，他的指控受到顯赫姓氏和醜聞事件的支持。無論是寡婦還是孤兒都不能倖免，對遺囑的乞求、勒索和認定已經成為一門技術，皇宮的代理人藉以謀取自己的利益，這些卑鄙和邪惡的暴君，使私人生活的安全遭到侵犯。國君放縱自己圖利的慾念，想在繼承那一刻就搶佔先機，把財富解釋為罪行的證據，從繼承者的手裡行使籍沒的權力。

其七，異教徒或異端分子的財富為有宗教信仰者所用，一位哲學家把這種行為也列名在掠奪的形式之中。在查士丁尼的時代，這種神聖的搶劫行動只受到其他教派的譴責，因為他們成為正統教會貪婪的犧牲品。


 九、帝國大臣約翰作惡多端及其慘痛下場(527—565 A.D.)

查士丁尼的品格德性終究會反映出令人不齒的一面，但是大部分的罪行和利益，都應落在大臣的頭上，他們才是應受譴責的對象。這些人的擢升很少是出於操守，遴選也不完全依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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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大臣特裡波尼安功勳卓著，後來在羅馬法的改革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東部的經濟被交給禁衛軍統領負責，也就是卡帕多細亞的約翰，他聲名狼藉的惡行令人側目。普羅科皮烏斯在《秘史》裡有詳盡的描述，就是他撰寫的正史裡也有記載。約翰的知識並非來自學校的傳授，行事風格也不盡循規蹈矩，但是他的長處在於發揮天生的才幹，提出最明智的意見，在最困難的狀況下，找出解決問題的權宜辦法。墮落的心靈與他那超凡的頭腦不相上下，更能助紂為虐。雖然他被懷疑施展法術信奉異教，卻似乎毫不畏懼上帝，更不在乎人們的指責。他渴求財富不擇手段，無視數千人的死亡、百萬人的貧苦、城市的毀滅和行省的殘破。從清晨到傍晚，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犧牲整個羅馬世界，只為增加他主人和自己的財產，將一天其餘的時間花在尋歡作樂的淫穢活動上，深夜的寧靜被他內心永恆的畏懼干擾，時時害怕正義帶來的暗殺和報復。

他的能力，也許是他的罪惡，獲得了查士丁尼的歡心，與他建立起長久的友誼。皇帝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會屈服於人民的暴怒。約翰的勝利體現在能很快使敵人死灰復燃，這些人在他高壓的行政管理之下，忍受10多年的苦難，認為他不會遭受厄運的懲罰，倒是會遭到仇恨的打擊。約翰的仇敵發出喃喃的訴怨，只會堅定查士丁尼支持他的決心。統領因受寵而傲慢，藐視那讓人屈膝朝拜的權力，企圖在皇帝和寵愛的配偶之間播散不和的種子，難免引起狄奧多拉的憤怒。但即使是狄奧多拉也要克制自己的情緒，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等待最好的機會，只有刻意安排的謀逆陰謀，將卡帕多細亞的約翰牽涉進去，才能置他於死地。

貝利薩留有次受到告發，說他涉嫌叛國，那時他還不算一位英雄人物，他的妻子安東妮娜私下很得女皇的信任，把裝出來的對皇帝的不滿傳達給統領的女兒優菲米婭，信以為真的處女把危險的計劃告訴了她的父親。約翰可能知道誓言和承諾的價值，受到引誘就接受貝利薩留的妻子提出的意見，在夜間會面，進行可能被視為叛逆的磋商。在狄奧多拉的指使之下，衛士和宦官埋伏起來，拿著刀劍衝進去，抓住有罪的大臣要對其施以懲處。他被忠誠的隨從救了出來，但並沒有去懇求仁慈的國君，因為早已得到私下的警告會有危險，他那怯懦的性格令他只能逃到教堂的聖所尋求庇護。夫妻的情分和家庭的和睦使查士丁尼將他的寵臣變成了犧牲品，約翰從統領搖身一變成了教士，雄心壯志化為烏有。他倒還能與皇帝保持友情，這使他的罷黜獲得些許安慰，讓他帶著大部分財富到庫濟庫斯過平靜的放逐生活。這種不盡理想的報復無法滿足狄奧多拉不共戴天的仇恨，謀殺庫濟庫斯主教這位他多年的仇敵，可以為懲處他提供最好的借口。

卡帕多細亞的約翰雖然作惡多端，萬死不足以贖其罪，最後卻因無辜而被肆意羅織罪名。身為國家的重臣曾被授予執政官和大公的位階，這時卻像低賤的罪犯受到羞辱的鞭笞，襤褸的斗篷成為他唯一的財產，被船運到流放的地點——上埃及的安提諾波裡斯。東部的統領在通過以往聽到他的名字就發抖的城市時，乞求人們賞給他一點麵包。在流放的7年時間裡，狄奧多拉那用盡心機的酷虐，讓他苟延殘喘，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等她過世以後，皇帝召回這位僕臣，但此時的他卻帶著幾分遺憾放棄了皇帝給予他的高位，卡帕多細亞的約翰已經毫無進取之心，只想獲得教會的職位，聊盡謙卑的責任。約翰的後任讓查士丁尼的臣民相信，專制政府的高壓伎倆會因經驗和勤奮而變本加厲。一位敘利亞的銀行家用欺詐的手法，獲得推薦得以負責管理國家的財政。統領的先例和遭遇，不斷地在東部帝國的財務官、公私的管庫人員、行省的總督和朝廷的高官身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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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聖索菲亞大教堂的興建和富麗堂皇的風格(527—565 A.D.)

查士丁尼的建設是用人民的血汗和財富凝聚而成，那些宏偉的巨大結構似乎是在宣告帝國的繁榮，而且也表現出了那些建築師的技術。建造技術理論和實踐的主要依據是數理科學和機械力學，在幾代皇帝的支持贊助之下獲得快速的發展。阿基米德的名聲遭到普羅科盧斯和安特彌烏斯的挑戰，而如果有一些明智的旁觀者能記錄下他們的工程奇跡，那麼肯定可以擴大哲學家的思維範圍，而不是引起他們的懷疑。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傳說：阿基米德用聚光鏡在敘拉古的港口，將羅馬人的艦隊燒成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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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很肯定地表示，普羅科盧斯用同樣的辦法，在君士坦丁堡的海港摧毀了哥特人的船隻，抗擊維塔利安極為大膽的冒險行為，保護他的庇主阿納斯塔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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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由一面磨得很亮的六角形銅鏡組成的機械裝置被固定在城牆上面，大鏡周圍是許多面可以移動的多邊形較小銅鏡，可以用來接收和反射正午熾熱的陽光，投射出引起燃燒的火光，火光最遠可以達到200英尺的距離。
[145]

 信譽最佳的歷史學家對於這兩個極為特殊的事件不置一詞，可見無法盡信，聚光鏡也從未使用於攻擊或防禦任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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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位法國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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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進行了令人驚奇的實驗，表明運用聚光鏡的可行性。要是如此，我認為這種技術應該歸功於古代最偉大的數學家，而非出於一個僧侶或詭辯家的胡思亂想。要是根據另外一種說法，普羅科盧斯使用硫磺摧毀哥特人的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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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人的印象裡，提到硫磺的名字就會產生聯想，懷疑說的就是火藥，事實上是他的門人安特彌烏斯在暗中搞鬼，故意把這種懷疑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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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的特拉勒有一位市民，他的5個兒子全都表現出色，各個都在本行表現出卓越的才能並獲得聞名於世的成就。奧林庇烏斯在羅馬法的理論和應用方面極為精到；狄奧斯科魯斯和亞歷山大成為了學識淵博的醫生，前者用自己的醫術造福同胞，他那積極進取的兄弟則在羅馬名利雙收；梅特羅多魯斯是文法學家，安特彌烏斯是數學家和建築師。查士丁尼聽到他們兩位的名聲，就邀請他們前去君士坦丁堡：一位在學校，教導前途光明的子弟辯論和演說技巧；另一位在首都和行省，運用他的技術建造更為長久的紀念物。安特彌烏斯有一間與人相鄰的房屋，不知是牆壁還是窗戶發生問題，結果引起一些爭執，鄰居芝諾能言善道，使他不敵而退，但是口才很好的演說家還是敵不過機械學大師。他運用陰險而無害的手段，不明白其中道理的阿戈西阿斯，在提到時表示不以為然。安特彌烏斯在最下面的房間，找來幾個大缸或是大鍋，裡面加滿水，上面裝著蓋子接上皮管，管子是越向上越細，然後順著托梁和屋椽伸到鄰居的房屋。他在大鍋下面燒火，沸騰的水產生蒸汽從皮管裡上升，受到壓縮的氣體發出力量使房屋震動，住戶嚇得發抖，奇怪明明他們感覺到地震，為何全城的人竟毫無感覺。另外還有一次，芝諾的幾個朋友坐在桌邊，被安特彌烏斯用反光鏡照得無法睜眼，非常難受，接著有巨大的響聲使他們更加害怕，是某種很特殊的物質撞擊所產生。這位演說家在元老院很悲傷地宣佈，凡人遇到威力強大的對手時只有屈服，對方不僅能像海神那樣用三叉戟搖晃地球，還能倣傚主神朱庇特發出閃電和雷鳴。

安特彌烏斯和他同事米勒西亞人伊希多爾都有這方面的才華，受到君王的鼓勵和僱用，豈不知這位君王對建築的鑒賞，已經深陷於勞民傷財的地步。受寵的建築師向查士丁尼提出他們的設計和困難，而且承認他們全力以赴地辛勤工作，很容易被皇帝自發的智慧或神賜的靈感所超越，何況皇帝永遠關心人民的利益、統治的光榮和靈魂的得救。
[150]



由君士坦丁堡的創建人奉獻給聖索菲亞，或以永恆的聖智為名的大教堂，曾經兩次毀於大火，一次是約翰·克利索斯托遭受放逐以後，另外就是藍黨和綠黨的尼卡叛亂期間。等到動亂剛平息，基督徒的群眾就開始悔恨他們那褻瀆神聖的魯莽行為。如果他們能預見到，40天後虔誠的查士丁尼全力著手興建的新教堂的光榮，就會慶幸有那場災禍發生。
[151]

 殘留的遺址全部被清除乾淨，更加宏偉的計劃已經制訂，需要得到某些土地所有人的同意。他們獲得非常優厚的報酬，因為君王不僅急於求成，而且感到良心不安。安特彌烏斯要落實整個規劃的細節，他用無比的才華指揮1萬個工匠，用足色的銀兩支付他們的工資，從未延誤到當天晚上。皇帝自己穿著亞麻短上衣，每天去查看快速的進度，運用他的關切、熱心和獎賞，鼓勵他們更加賣力工作。這座新建的聖索菲亞主座教堂由教長出面奉獻，從奠基之日起花了5年11個月零10天的時間。在莊嚴的典禮儀式中，查士丁尼用虔誠的自豪語氣高呼：「榮耀歸於上帝，只有他相信我能夠完成這樣偉大的工作，啊！所羅門！我已經勝過你了！」
[152]



但是不到20年，羅馬人的所羅門王最感驕傲的建築就被一場地震摧毀，圓頂的東半部倒塌。這位毅力驚人的君王又派人將其重新修復，仍能保持原來的華麗和光輝。在他統治第36年，查士丁尼舉行這座教堂的第二次奉獻大典，經過12個世紀以後，仍舊是他留名千古的宏偉紀念物。聖索菲亞教堂現在已經改建為主要的清真寺
[153]

 ，它的建築形式為土耳其蘇丹所模仿，古老莊嚴的圓頂繼續激起希臘人的真心讚美，給歐洲的旅人帶來合乎理性的驚奇。訪客的視線只看到半圓頂和搭棚式的屋面，不由得感到失望，西邊正面是主要的入口，既不簡潔也不夠壯觀，整體規模不如幾所拉丁主座教堂。但是建築師首次建造一個飄浮在空中(空中樓閣式)的頂樓，大膽的設計和巧妙的施工讓人讚賞不已。聖索菲亞教堂的穹頂弧度非常微小，頂深只有直徑的六分之一，穹頂上開著24扇窗戶作為照明之用
[154]

 。穹頂的直徑是115英尺，最高的中心位置掛著新月來替代十字架，從頂點到地面的垂直高度是180英尺。圓頂拼合的環狀體非常輕巧，坐落在4個堅固的拱門上面，拱門再由4個厚重的扶壁支撐，在北面和南面再用4根埃及花崗岩石柱加強。整個建築物的形狀像嵌在方盒裡的希臘十字架，實際的寬度是243英尺，最大長度是269英尺。從東邊的聖所到9個西門，打開以後通往中庭，再到禮拜堂的前廊或外部柱廊，柱廊是教堂中地位最卑下的場所，供悔罪者使用。教堂的中殿或稱大堂坐滿虔誠的會眾，但是兩性要分開，上方或下層的樓座比較隱秘，供婦女使用。在北面和南面扶壁之外，最靠後面的地方安置皇帝和教長的寶座，中間有一道欄杆從唱詩班的位置把中殿分為兩半。這裡開始到聖壇階梯的整片區域，是教士和領唱人做禮拜的地方。基督徒耳熟能詳的聖壇，坐落在東邊最神秘的所在，特別建造成半圓柱的形狀。這個神聖的地點有幾道門通往聖器室、法衣室、洗禮室以及相鄰的建築物，這些都能表現出禮拜儀式的排場，專供高級教士使用。

對過去災難的記憶使得查士丁尼做出一個明智的決定，除了用作房間的房門，新建築物不准使用任何木料。各個部分對材料的選用，要以堅固、輕巧和華麗為基本原則。支撐圓頂的實心扶壁，是用砂岩鑿削三角形和正方形的磚塊砌成，外面用鐵箍加固，中間的細縫灌鉛液和石灰，使磚塊緊密黏合在一起。頂樓的重量因採用質輕的建材得以大幅減輕，例如能夠浮在水面的輕石，以及來自羅得島的磚塊，重量只有普通磚的五分之一。建築物的整體結構全用磚塊這種常用的材料砌成，在外部再加上一層大理石。聖索菲亞教堂的內部，像是頂樓、兩個較大和六個較小的半圓頂、牆壁、上百根圓柱以及地面，全部用富麗堂皇和形形色色的圖案和繪畫來裝飾，就是蠻族看到也會心悅神怡。

有一位詩人
[155]

 曾經見過聖索菲亞教堂早期金碧輝煌的景象，列舉出10或12種大理石、碧玉石和斑岩的色彩、光澤和紋理，表現出大自然的千變萬化，彷彿是一位技藝高超的畫家調製而成。基督的勝利用掠奪自異教的最後的寶藏加以裝飾，但是這些貴重石材的主要部分來自小亞細亞、希臘的島群和陸地、埃及、阿非利加以及高盧各地的採石場。羅馬一位虔誠的貴婦捐贈了8根斑岩石柱，原來是奧勒良奉獻給太陽神廟；以弗所討好皇帝的行政官員，呈送另外8根綠色大理石柱，全部都以體積碩大和色彩華麗而廣受讚譽。那些造型怪異的柱頭，無論任何式樣的建築都難以採納，令人嘖嘖稱奇。各式各樣的裝飾和圖畫用馬賽克表現出奇特的形狀，還有基督、聖母、聖徒和天使的繪像，都會使希臘人的信仰暴露在危險之中，全部受到土耳其狂熱分子的毀傷和塗抹。每件事物根據所賦予的神聖性質，有的用金銀打成很薄的葉片包在外層，有的用貴重金屬鑄成實體。唱詩班的欄杆、各種支柱的柱頭、門和樓座的裝飾，全部鍍銅，光彩奪目的頂樓使訪客眼花繚亂。聖所的裝修用去4萬磅白銀，祭壇的聖瓶和壇面用純金製成，上面鑲著價值連城的寶石。教堂的建築在進度還不到2肘尺的高度，就已經花掉45 200磅白銀，全部的費用是32萬磅白銀。每位讀者可按自己相信的程度，用黃金或銀兩的價格加以估算，就最低的標準而言也不會少於我們的幣值100萬英鎊。一座規模宏偉的聖殿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備受頌揚的里程碑，站在聖索菲亞教堂圓頂下面的狂熱信徒，難免會有這種體認，這裡是神的「住所」，甚至是神所建造的。不過，要是拿在聖殿表面爬行的渺小蟲豸來加以比較，這種巧奪天工的建築是多麼平庸！這種精益求精的工作是多麼無聊！


 十一、查士丁尼酷愛工程建設及其重大成果(527—565 A.D.)

查士丁尼在首都和行省曾經興建了許多工程，只是規模較小無法持久而已。要是對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建築物詳加介紹，也應該對不知名的部分稍加描述。
[156]

 僅僅在君士坦丁堡和鄰近的郊區，他就修建了25座教堂，將之奉獻給基督、聖母和聖徒，大部分裝飾著黃金和大理石。這些教堂精心選擇不同的地點興建，有的在人煙稠密的廣場，有的在風景優美的樹林，或是位於海岸的邊緣，或是位於能夠俯瞰歐亞大陸的高聳台地，。君士坦丁堡的聖使徒教堂和以弗所的聖約翰教堂，外表看來取法於相似的模式，圓頂仿照聖索菲亞教堂的頂樓，不過聖壇刻意被安排放在圓頂正下方，位於4個寬廣柱廊的交會處，更能精確呈現希臘十字架的形象。耶路撒冷的聖母可能會因為安身於一座由她的皇家信徒建造，位於一個既沒有適用的地面，也無法為建築師供應材料的艱難之地的教堂，而感到心滿意足。教堂位於一個平台上，是把深谷的一部分填上土方，直到與山頂同高。在附近採石場把石塊鑿成規定的形狀，每一塊石磚裝在一輛由40頭健壯的牛才拉得動的大車上，拓寬道路以運送最重的建材。黎巴嫩供應高聳入雲的雪松作為教堂的棟樑，同時人們恰好發現紅色大理石的礦脈可以製造美麗的石柱，其中有兩根用來支撐門廊，估計尺寸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

皇帝出於虔誠的慷慨施捨遍及整個聖地，如果查士丁尼為男女僧侶興建和修復很多修道院，就理性而言可以給予譴責，那麼他為救助疲憊的朝聖者，開鑿水井和設立醫院，這種慈善行為一定會受到稱讚。分裂主義盛行的埃及被排斥在皇家的恩典之外；敘利亞和阿非利加則獲得若干賑濟，可以紓解戰爭和地震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迦太基和安條克能從一片焦土中恢復生機，必然尊重仁慈的恩主。
[157]

 教會時歷書上列名的每位聖徒，幾乎都獲得了興建教堂的榮譽，帝國每一座城市都享有實質性的好處，像是興建橋樑、醫院和供水渠道。然而這位國君的慷慨有其嚴厲的一面，絕不會縱容臣民沉溺於浴場和劇院的奢華享受。

就在查士丁尼致力於公眾服務的時候，他也未曾忘懷維持自己的尊嚴和舒適。拜占庭皇宮被大火摧毀，修復以後顯得煥然一新，更加富麗堂皇。有些人認為從它的前廳或大堂就可以一窺全貌，這個前廳就其大門或屋頂的形式，可以稱為凱爾瑟廳或銅廳。寬廣的正方形基座上面架著圓形屋頂，下面用很多石柱支撐，地面和牆壁上鑲嵌著各種顏色的大理石，如拉科尼亞的綠玉色、弗裡吉亞的火紅色和白色，裡面還顯現出深藍色的紋理。圓頂和周圍有馬賽克拼成的圖畫，表現出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作戰凱旋的光榮事跡。在普洛蓬提斯海對面的亞洲海岸，離東邊的卡爾西頓不遠，建造有豪華的赫拉烏姆宮殿和花園，供查士丁尼特別是狄奧多拉避暑之用。當代的詩人對於自然和藝術的結合、林木、噴泉和海浪的和諧，這些前所未見的美景真是讚不絕口。然而，伴隨宮廷前來的大批侍從人員都抱怨居住十分不便。就是山林女神也因受到波菲利奧的騷擾而驚慌不已，這條極其有名的鯨魚寬10肘，長30肘，為害君士坦丁堡海域達半個世紀以後，終於擱淺在桑格裡斯河口。
[158]



查士丁尼倍增歐洲和亞洲的防衛力量，不過這種怯懦和無效的準備工作重複進行，把帝國的弱點暴露在一位哲學家的慧眼之中。
[159]

 從貝爾格萊德到黑海，從薩沃河的匯流處到多瑙河河口，有80多處守備的據點連成一道防線，沿著這條巨川的河岸向前延伸。單獨的瞭望塔被改建為寬大的城堡，在原來空虛無人的城市，工程人員按照地形的需要，將城牆加以縮小或擴大，用遷移的僑民和派遣的守備部隊充實人口數量。在圖拉真過去建橋的遺址上
[160]

 ，現在建起了一座堅固的堡壘，並且受到嚴密的防衛，有幾處軍事駐地已經越過了多瑙河，用來展現羅馬的威名。但是這種做法適得其反，不能達成懾人的效果。蠻族每年入侵時，帶著藐視的神情穿越這些無法發揮作用的防衛工事，帶著掠奪的戰利品歸去。邊疆的居民不能依賴正規的防務獲得庇護，被迫保持毫不鬆弛的警戒，用自己的力量防守分離的居留地。位置偏僻的古老城市在各方面加強工事，查士丁尼新設立的基地雖然建造時間短暫，卻仍想要獲得固若金湯和人煙稠密的美譽。

虛榮心極重的君王把自己的出生地視為「至福之所」，加以百般照顧和尊敬。在「查士丁尼特區」的稱號之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陶裡西烏姆，成為大主教和統領的所在地，管轄的區域包括伊利裡亞7個戰事頻仍的行省。
[161]

 後來龍興之地以訛傳訛被稱為朱斯廷迪爾，位於索菲亞以南20英里，現在是土耳其一個行政區的首府。
[162]

 皇帝為了衣錦榮歸，很快在鄉親面前建造起一所主座教堂、一座宮殿和一條供水渠道，以及許多公眾和私人的建築物，使得這座皇家城市更為宏大。同時也修築起堅固的城牆，縱觀查士丁尼在位期間，多次阻擋住匈奴人和斯拉夫人無攻城能力的襲擊。達契亞、伊庇魯斯、色薩利、馬其頓和色雷斯所屬各行省，建立無數的城堡，看上去滿佈整片國土，能夠遲滯蠻族的行動，使得南下牧馬大肆剽掠的願望落空。皇帝曾經整建或修復了600多座此種類型的守備據點，絕大部分的據點都是方形或圓形，中間僅有一座石塊或磚頭砌成的高塔，四周圍繞一道城牆或壕溝，在最危急的時候，對鄰近村莊的農人和牲口提供相當的保護。
[163]

 雖然這些軍事工程已經耗盡國家的財源，但還是無法讓查士丁尼和歐洲的臣民感到放心，不再憂慮蠻族的進犯。

安基阿盧斯的溫泉位於色雷斯，非常安全，可以作為療養的聖地；帖撒洛尼卡富饒的牧場受到西徐亞人騎兵部隊的蹂躪；坦佩風景優美的谷地，離多瑙河有300英里遠，不斷傳來殺伐的聲音使人驚惶不已。
[164]

 只要是不設防的地點，無論距離多遠或多麼偏僻，都無法享受和平的生活。溫泉關
[165]

 的隘道看上去像是可以保護希臘的安全，但是縱觀歷史常常讓人失望，查士丁尼倒是盡最大努力來加強。他修建了一道堅固的邊牆，從海岸的水際穿過森林和山谷，抵達遙遠的色薩利山區一直修到絕頂，佔領所有可用的通道，還派遣一支2000士兵的守備部隊，替代原來倉促召集的農夫，沿著修建的防壁駐紮，並設置穀倉和貯水池供應官兵的需要。也許這麼說有「馬後炮」之嫌，這種準備工作只能激起士兵畏戰的心理，修建舒適的堡壘不過便於部隊的後撤罷了。科林斯被地震摧毀的城牆，以及雅典和普拉蒂亞倒塌的堡壘，都被很仔細地加以修復，蠻族為可想見的曠日持久且痛苦的圍城戰所勸退。科林斯地峽在強化了防禦力量以後，伯羅奔尼撒那些沒有城牆的城鎮也得到掩護。

歐洲的終端位置還有另外一個半島，通過色雷斯·切森尼蘇斯，大概花3天行程就能到達海邊，與對面的亞洲海岸形成赫勒斯滂海峽。半島這一部分有11個人口眾多的市鎮，到處都是高聳的森林、美好的草原和耕種的農田。過去有一位斯巴達將領，曾在長達37個斯塔迪亞或弗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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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峽上面設防，時間是查士丁尼統治之前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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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個崇尚自由和英勇的時代，非常簡陋的防壁或許也可以使其免遭突然的襲擊。普羅科皮烏斯對古代的作戰優勢並不清楚，所以他讚許這道城牆，說它不僅構建結實，而且有兩道胸牆，兩邊的護壁一直延伸到大海。但如果不是每個城市，尤其是加利波利和塞斯圖斯，都有特別的防護措施來保障安全，那麼這道城牆的強度仍不足以防衛切森尼蘇斯整個地區。他們用強調的口吻把它稱為「長城」，這項工程就興建的目的而言是一種恥辱，只是執行的成效使它獲得讚譽。

首都的富裕會影響到鄰近的地域，君士坦丁堡城區真是得天獨厚，自然的美景中裝點著元老院議員和富有市民豪華的花園和別墅。這種財富對大膽和貪婪的蠻族產生了莫大的吸引力，最高貴的羅馬人處在和平的怠惰環境，成為西徐亞人的階下囚。他們的君王從皇宮裡看到烽煙四起，大火即將蔓延到皇家城市的城門。阿納斯塔修斯被迫要建立最後的邊疆，距離皇宮已經不到40英里。他的長城從普洛蓬提斯海到黑海長達60英里，等於是正式宣告現有的武力已不足恃。在大難臨頭的緊急狀況下，明智的查士丁尼用不屈不撓的精神，增建堡壘和工事，構成新的防線。


 十二、伊索裡亞的平服及邊區防線的建立(492—565 A.D.)

等到伊索裡亞人屈服以後，小亞細亞仍舊沒有外敵入寇，也不需要興建防衛工事。這些剽悍的蠻子拒絕成為伽利埃努斯的臣民，在獨立和掠奪的生活中堅持了230年之久。武功最強的君王仍然顧慮山區的崎嶇險阻和土著的負隅頑抗，他們凶狠的精神有時會因禮物而趨向緩和，也會因畏懼而有所收斂。一位軍方的伯爵率領3個軍團，將永久和令人汗顏的駐地指定在羅馬行省的中央位置，只要等到警戒的力量鬆弛和轉變，輕裝的分隊立即從山間衝出，入侵亞細亞平靜的富裕地區。雖說伊索裡亞人的身材並非異常高大，作戰也不是特別勇敢，但環境迫得他們奮不顧身，經驗教導他們進行掠奪戰爭的技巧。他們的進軍秘密而迅速，攻擊村莊和沒有守備的城鎮，四處流竄的小股匪徒經常騷擾赫勒斯滂海峽和黑海一帶，進犯到塔爾蘇斯、安條克和大馬士革的門口。在羅馬軍隊接到清剿命令，或遙遠的行省計算出損失之前，他們已將擄獲的戰利品，運進他們那難以接近的山區。叛逆和強盜的罪行使他們喪失一切權利，也不夠資格成為國家的敵人。詔書明確指示所有的官員，即使在復活節的慶典期間，對伊索裡亞人的審判和定罪，都是有功於社會國家的正義與虔誠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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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俘虜被發配為家用奴隸，他們與主人的私下口角會使用刀劍和匕首來解決。要保持公眾安靜的有效辦法，是禁止危險的囚犯擔任這類的勤務。

伊索裡利人的同胞塔卡利西烏斯也就是芝諾登基稱帝后，重用一幫忠誠而強悍的伊索裡亞人，他們擺出傲慢的姿態脅迫宮廷和城市，獲得每年5000磅黃金的賞賜，作為效忠的報酬。他們爭相到城市謀取財富，造成山區人口減少，奢侈的生活使他們無法保持強壯和堅忍的體魄，等到分散開來混合到人類之中，再也無法為爭取貧窮和孤獨的自由而樂觀奮鬥。芝諾逝世以後，接位的阿納斯塔修斯廢止他們應得的恩俸，讓他們接受人民報復，不僅把他們逐出君士坦丁堡，並準備發起一次戰爭，要這個民族在勝利和奴役的結局中做一了斷。

前任皇帝的一位兄弟篡奪了奧古斯都的頭銜，在芝諾手裡累積的軍隊、錢財和庫儲，全部強有力地支持他的帝業。他的旗幟下有15萬蠻族，土生土長的伊索裡亞人只佔極少比例。這些隊伍首次在一位好戰主教的主持下，被授予神聖的使命。這群烏合之眾在弗裡吉亞平原，被作戰英勇軍紀嚴明的哥特人擊敗，但是這場為時6年的戰爭(492—498 A.D.)，幾乎耗盡了阿納斯塔修斯皇帝奮發圖強的勇氣。伊索裡亞人退回他們的山區，城堡被不斷圍攻，成為一片焦土，通往海洋的交通線全部被截斷，最勇敢的領導人物力戰而亡，倖存的酋長在被處死之前，戴著腳鐐手銬被拖過橢圓形競技場遊行示眾，有一群年輕人被運到色雷斯去墾殖，剩餘的人民只能對羅馬政府表示屈服。然而在他們的心志墮落到奴性的水平時，已經有幾個世代轉瞬而逝。托羅斯山地人煙稠密的村莊，產生不計其數的騎兵和弓箭手，他們抗拒政府強迫徵收貢金，但是願意在查士丁尼的軍隊裡服役。因而查士丁尼的文職官員，像是卡帕多細亞的總督、伊索裡亞的伯爵、利卡奧尼亞和皮西底亞的法務官，都被授予指揮軍隊的權力，好約束無法無天的搶奪和仇殺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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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們將視線從北迴歸線延伸到塔內斯河口，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查士丁尼的重點工作是要抑制埃塞俄比亞的野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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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另外一邊，他要在克里米亞構築一道很長的邊牆，用來保護友善的哥特人，這個族群有3000牧人和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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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克里米亞半島到特拉布宗，在黑海的東邊形成一個圓弧，此地的安全受到堡壘、聯盟或宗教的保護。拉齊卡在古代稱為科爾克斯，現代叫作明戈瑞利亞，很快成為一場重要戰爭所要奪取的目標。特拉布宗這個地點在後世成為一個傳奇帝國的首府，現在對查士丁尼的大手筆極為感激。他在此地建造教堂、供水渠道和城堡，並且在堅硬的岩石地面鑿出很深的壕溝。從這個濱海的城市出發，一道500英里長的邊疆防線直達奇爾切西烏姆的森林，這是羅馬人在幼發拉底河上最後一個駐軍位置。

就在特拉布宗的正上方，向南有5天的行程，這片國土突然急劇升起，上面覆蓋著不見天日的森林，到處是崎嶇難行的崇山峻嶺，雖然沒有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那樣高不可攀，蠻荒的程度倒很相似。在這樣嚴酷的氣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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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很少融化，果實生長遲緩而且風味不佳，甚至蜂蜜都有毒，最辛勞的耕種也只限於一些平緩的山谷，放牧的部落從牲口那兒獲得肉類和奶品，靠著極其少量的食物維生。卡利比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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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得名，以及他們的性格，從他們那像鐵一樣堅硬的土壤而來。從居魯士那個時代起，雖然有各種不同的名稱，像是迦勒底人和札尼亞人，但他們聽從不知延續了多少世代的指示，要從事戰爭和掠奪。查士丁尼在位時，他們承認上帝和羅馬皇帝的權威，在最重要也是必經之處的關隘修建了7處城堡，使波斯國王的野心無法向外擴展。幼發拉底河的源頭從卡利比亞的山區流出，開始向西像是要注入黑海，然後轉向西南，從薩塔拉和梅利泰內(查士丁尼修復以後，成為小亞美尼亞的屏障)的城牆下方流過，逐漸接近地中海，最後為塔魯斯山所阻，幼發拉底河結束了漫長而曲折的行程，向著東南方流入波斯灣。

在越過幼發拉底河的羅馬城市中，我們指出兩個最近的據點，依狄奧多西及殉教者的遺骨命名，還有阿米達和埃德薩這兩個省城，在每個時代的歷史中都受到讚譽。城市的防衛強度遵照查士丁尼的指示，是根據所處位置的危險性而定。一道壕溝或柵欄足以拒止缺乏持續戰力的西徐亞人騎兵部隊，但是為了對抗波斯國王的兵力和資源，抵擋正規的圍攻作戰，就需要更為精巧和複雜的工程。對方的工程人員明瞭各種進攻的方法，指導深入地下的對壕作業，提升攻城平台到防壁的高度，用軍事機具衝擊最堅固的城牆基座，有時用大象推著活動攻城塔，發起全線的攻擊。東部的主要城市雖然有距離遙遠和位置深入的不利條件，但民眾的狂熱信仰彌補了這些不足。他們支持守備部隊防衛自己的家園和宗教，上帝之子曾給予令人難以置信的承諾，絕不會放棄埃德薩，使得市民充滿戰勝敵人的信心，圍攻者在疑慮和驚恐之中士氣日益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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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所屬城鎮不斷增強守備的力量，能夠控制陸地或水道的前哨陣地，通常用石塊興建無數的堡壘，在倉促狀況下建材改用泥土或磚頭。查士丁尼詳細考察每一處哨所，採用無情的預防措施，把戰爭引導到一些荒涼的谷地，當地的土著依靠貿易和通婚與雙方構成聯繫，對君王之間的不和與爭執毫無所悉。幼發拉底河的西面是一塊沙質沙漠，延伸600英里直抵紅海。對於兩個敵對帝國的擴張野心，大自然將一無所有的孤寂之地插入其間。阿拉伯人直到穆罕默德興起，始終只是一群無法被征服的強盜。羅馬人盲目相信和平的保證，以至於在最易受到攻擊的一面，反而忽略了在敘利亞的防衛工作。


 十三、波斯的興衰與東部帝國的和戰關係(488—565 A.D.)

民族之間的仇恨，至少是戰爭所產生的影響，因一紙和平協定而消弭於無形，並且延續80年之久。冒失而又不幸的佩羅澤斯發起遠征，對付尼泰萊特人(或稱白匈奴)；芝諾皇帝派遣的使臣為了陪伴波斯國王，也參加了這一行動。這時白匈奴的征戰從裡海蔓延到印度的腹地，國王的寶座上面鑲滿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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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頭大象排成陣式支援騎兵部隊的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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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人遭到兩次挫敗，作戰不利，難以脫逃，匈奴人運用軍事謀略贏得連續的勝利。波斯國王不得不屈服，承認蠻族的權勢，隨後皇家的俘虜被釋放回去。祆教祭師很狡猾地詭辯，想用拙劣的手法掩飾君王所受的羞辱，勸告佩羅澤斯要注意正在升起的太陽，形勢慢慢會向有利於他的方向轉變。居魯士的繼承人氣憤填膺，竟然忘記了自己所面對的危險和感恩之心，帶著積恨難消的心理再度發起攻擊，結果喪師辱國，身死他鄉(488 A.D.)。佩羅澤斯之死等於將波斯遺棄給了國外和國內的敵人，有12年的時間波斯處於戰亂和災難之中，直到他的兒子卡巴德斯或稱科巴德重振雄風，雪恥復國。

阿納斯塔修斯刻薄而又極不友好的吝嗇，是引發一次羅馬戰爭(502—505 A.D.)的動機或借口。匈奴人和阿拉伯人參加波斯人的陣營隨軍出征，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堡壘工事這時正處於坍塌或殘破的狀況。馬爾提羅波裡斯的總督和人民無法完成守備的任務，很快獻城投降，皇帝對他們不再存有感激之心。狄奧多西波裡斯被大火摧毀，謹慎的鄰人認為自己的做法正確。阿米達遭受長期的圍攻，難逃毀滅的命運。卡巴德斯進行了3個月的攻城作戰，已經損失5萬士兵，仍然沒有看到成功的希望。然而在這種努力歸於徒然的時刻，祆教祭司推論出一廂情願的預兆，因為他們看到對方將婦女部署在防壁上面，就連最隱秘的美色也都暴露在攻擊者的眼裡，足證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最後，在一個平靜的夜晚，攻擊者登上最容易進入的高塔，那裡只有幾名僧侶在擔任守衛，由於要履行節期的職責，都陷入飲酒的沉睡之中。雲梯在當天的清晨架起，卡巴德斯親自到現場督導，下達嚴厲的命令，抽出佩劍迫著波斯人發起攻擊。在波斯國王的佩劍入鞘之前，8000名居民為贖罪而流血，全部喪失性命。

阿米達陷落以後，戰爭又拖延了3年，不幸的邊區飽嘗戰亂之苦。阿納斯塔修斯想要拿出黃金換取和平已經太遲，他的部隊數目比不上將領的數目，居民逃走，整個國土十室九空，無論是生者還是死者都得不到保護，在荒野之中成為猛獸的食物。埃德薩的頑抗以及戰利品的不足，讓卡巴德斯心生和平的念頭，他把征服的成果賣了一個非常高昂的價格，之後退回到原本的邊界。這條邊界雖然標誌著殺戮和蹂躪，卻仍舊用來分隔兩個帝國。為了防止再度發生慘劇，阿納斯塔修斯決定建立新的殖民區，殖民區不僅非常強大足以抗拒波斯人勢力的進攻，而且要深入到亞述地區，面對攻勢作戰的威脅和運用，配置的部隊有防守行省的能力。

阿納斯塔修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刻意整建達拉，並且遷進大量人口，這個地點離尼西比斯有40英里，到底格里斯河有4天的行程。進行得極為倉促的工程，在查士丁尼不屈不撓的堅持下獲得相當的改進，根本不必強調守備地點的重要性，達拉的防衛設施能夠代表當時軍事建築和結構的最高成就。整個城市被兩道城牆所環繞，保持50步的間隔，在受到圍攻狀況不利的時候，能夠退守最後的城堡。內牆不僅固若金湯，而且造型優美，是極具歷史價值的紀念物。城牆的高度從地面算起有60英尺，角塔高達100英尺，射孔小但是為數極多，投射武器能發揮威力，使敵人吃足苦頭。配置在防壁上的士兵受到雙層頂樓的掩護，第三層是寬闊而又安全的平台，位於角塔的頂端。外牆稍低但是更加結實，每座防塔都受到一個方形碉堡的掩護，堅硬的岩石地層使挖坑道的工具無用武之處。城市東南的地面比較鬆軟，接近路線受到新建工程的阻礙，經過改良以後外形成半月狀，2條或3條壕溝將溪水引進灌滿，同時最有技巧性的工作是利用河流，供應居民飲用，給圍攻者帶來災難，並預防天然或人為氾濫的危害。達拉在超過60年的時間，有效地滿足了建造者的願望，引起波斯人的忌恨，他們不斷抱怨，構建這座無法攻陷的城堡，明顯違反了兩個帝國之間的和平條約。

在黑海和裡海之間，科爾克斯、伊比利亞和阿爾巴尼亞這幾個國家，因為高加索山脈各支脈的走向，在各個方向交會相互融合，其中由南至北兩個主要的門戶或通道，不論是古代還是近代，經常在地理學上產生混淆。德本也可以稱為裡海或阿爾巴尼亞的門戶，位於高山和海洋之間，佔有一小段傾斜的坡地，要是根據本地的傳說，最早是希臘人建立，它那形勢險要的入口，被波斯國王用堤防、雙重城牆和鐵製的城門予以加強。伊比利亞門戶
[177]

 在高加索山地形成6英里長的狹窄通道，一旦開放，可以從伊比利亞或格魯吉亞的北部地區進入平原，接著抵達塔內斯河和伏爾加河流域。有一座城堡據稱是由亞歷山大或他的接班人所興建，用來控制重要的關隘，基於征服或繼承的權利傳給匈奴人的君主，他倒是想用少許價錢出讓給皇帝。

阿納斯塔修斯還在考慮，很小氣地計算所要花費的代價以及遙遠的距離，一位更為機警的敵手卻已插手其間，卡巴德斯用武力佔領了高加索的雄關重鎮。阿爾巴尼亞和伊比利亞門戶，可以讓西徐亞騎兵無法使用距離最短和最易通行的道路，而且山區的整個正面滿佈歌革和瑪各的壁壘，這道綿長的邊牆，曾經引起一位阿拉伯哈里發
[178]

 和一位俄羅斯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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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奇。按照近代的描述，巨大的石塊有7英尺厚，長或寬有21英尺，沒有灌鐵汁和使用泥灰，而是非常巧奪天工地純以人工砌成一道邊牆，從德本的海岸翻山越嶺，穿過達戈斯坦和格魯吉亞的山谷，迤邐達300餘英里。阿塔納修斯是如此缺乏遠見，以至於讓卡巴德斯推行政策保證這項雄偉工程的進行；奇跡並沒有發生，最後在卡巴德斯的兒子手裡完成了這一重大任務，「科斯羅伊斯」這個名字使羅馬人極為畏懼，而「努息萬」的稱號則獲得了東方人的無比敬愛。波斯國君將和戰之鑰掌握在手裡，但是他要求明訂在所有的條約之中，查士丁尼應該為這個共同的屏障貢獻力量，以保護兩個帝國免於西徐亞人的入侵。


 十四、查士丁尼廢除雅典學院和執政官制度(527—565 A.D.)

雅典的學院和羅馬的執政官，曾經為人類供應了無數賢德之士和英雄人物，卻遭到查士丁尼的抑制。這兩種制度早已沒落，失去昔日的光榮地位，但我們仍要譴責一位君王的貪婪和猜忌，竟會摧毀如此可敬的古老遺跡。

雅典在贏得波斯的戰爭之後，接納愛奧尼亞的哲學和西西里的修辭學，研究學問成為這個城市祖傳的遺產。居民中只有3萬多名男性，在單獨一代人的短暫時間之內，凝聚而成的蓋世天才，那是需要無數的世代和百萬計的人類才能產生的。只要我們想到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會使人性的尊嚴得以提升：大家知道伊索克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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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柏拉圖和色諾芬的好友。他和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起協助首次演出索福克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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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俄狄浦斯王》和歐裡庇得斯
[182]

 的《伊菲革涅婭》；同時也知道伊索克拉底的學生埃斯基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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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德謨斯提尼，當著亞里士多德的面爭奪愛國者的冠冕。須知亞里士多德是狄奧弗拉斯圖斯的老師，而狄奧弗拉斯圖斯與斯多噶學派和伊庇鳩魯學派的創始人，同時在雅典講學。敏慧的阿提卡青年能夠享受本國教育的福利，這些學識更被毫不吝嗇地傳播到敵對的城市。2000名學生在狄奧弗拉斯圖斯的門下受業，教修辭的學院比教哲學的學院更受人們的歡迎，迅速交替的一批批學生讚揚老師的聲譽，將其傳播到希臘語言和名望所及的最遠範圍。

地理的限制為亞歷山大的勝利所打破，雅典的技藝較之他們的自由和統治權存在得更為長久。馬其頓人在埃及建立希臘殖民區，並且散佈到亞洲各地。自古以來經常有朝聖的隊伍前往伊利蘇斯河畔他們所喜愛的廟宇，對著繆斯頂禮參拜。身為拉丁人的征服者懷著敬意，接受臣民和俘虜對他們的教導。西塞羅和賀拉斯列名於雅典學院的學生名單上，等到羅馬帝國完全建立以後，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不列顛的土著，與東部同學在學院的樹林裡自由交談。研究哲學和演說是如此契合於這個鼓勵自由探討、只屈服於真理的國家。

在希臘和羅馬共和國，講話的藝術是愛國主義或個人抱負的強大推動力量，教授修辭的學院培育了大批政治家和立法者。等到公開的辯論受到壓制，演說家從事光榮的行業成為律師，為案情的清白和正義進行辯護；或是濫用他們的才能，撰寫頌詞從事有利可圖的買賣；還有人為了達成立言的目標，不斷寫出詭辯家奇特的文辭，表達歷史篇章的簡潔優美；公開宣稱可以用體系闡明神、人和宇宙的性質，使修習哲學的學生心存好奇的念頭，他可以依據個人的習性和情緒，選擇與懷疑論者一起拒不相信，或者與斯多噶學派達成同樣的結論，可以與柏拉圖進行崇高的沉思默想，或者與亞里士多德爭辯得面紅耳赤。敵對的學派之間充滿自負的神情，定出高不可及的目標，要求達成幸福和完美的境界。相互的競賽會帶來榮譽，使得人類受益匪淺，芝諾甚或伊庇鳩魯的門徒，受到教導在採取行動的同時要堅忍不拔。彼得洛尼烏斯的死如同塞涅卡那樣重於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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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暴君感受到自己的無能而有所收斂。

科學之光不可能只限於雅典城牆之內，它那無與倫比的作家是為全人類而寫。在世的大師遷往意大利和亞細亞，到了後來，貝萊圖斯成了法律研究的重鎮，亞歷山大裡亞的博物館則全力鑽研天文和物理，而阿提卡的學院所教授的修辭和哲學，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到查士丁尼在位，一直在學術界享有執牛耳的聲譽。雅典的土壤雖然貧瘠，但優點在於空氣清新、航運便利而且是古代藝術的中心，神聖的遁世之地很少受到商業和政治的干擾。最後的雅典人有積極進取的智慧，顯得特別出色。他們的品位和談吐非常純樸，處世的態度和行為保持優雅的風格，特別在待人方面顯示出先人慷慨的品德。在雅典的郊區，柏拉圖學派的學院、亞里士多德學派的長廊、斯多噶派的柱廊和伊庇鳩魯派的花園，全都種滿林木，裝飾著各種雕像。哲學家並非封閉在斗室內神遊太虛，而是在寬闊怡人的步道上傳授知識，不同的時辰分別用來鍛煉頭腦和身體。創始者的才華始終活躍在古老的校園之中，學生的抱負在於繼承師長的遺志，光大人類的理性和激起公正的競爭。教職只要有任何空缺產生，就由開明的人民經過自由討論來決定候選人的任用。

雅典教師的束脩由所教的學生支付，金額依據雙方的需要和能力而定，範圍在1個邁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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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個泰倫之間。伊索克拉底嘲笑詭辯家貪財，但是在他的修辭學院中，會對100個門徒每人收取30英鎊的束脩。這一行的收入公正而光榮，然而就是同一位伊索克拉底，在第一次領到薪俸時，不禁流下眼淚。這樣說來，如果僱請這位斯多噶派的學者倡導輕視錢財，他應該會臉紅。我發現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比起蘇格拉底的典範差太多，竟用知識換取金錢，真是令人感到遺憾。但是法律允許將一些田產和房屋，或者是過世友人的遺物，贈送給雅典的哲學講座。伊庇鳩魯把價值80邁納(約為250英鎊)的花園，以及一筆現款遺贈給他的門徒，用來維持他們儉樸的生活以及每月的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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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圖的遺產可以每年收租，經過8個世紀以後，租金從3個金幣漲到1000金幣。

見識卓越和品德高尚的羅馬君主一直在保護雅典的學院，哈德良修建的圖書館是一座宏偉的大廳，裝飾著圖畫和雕像，雪花石膏做成屋頂，100根弗裡吉亞大理石柱作為支撐。安東尼的慷慨氣度規定老師的薪資由公家支付，無論是政治學還是修辭學的教授，無論哲學教授的學派是柏拉圖學派、逍遙學派、斯多噶學派還是伊庇鳩魯學派，每年的薪俸是1萬德拉克馬銀幣(約300英鎊)。馬可·安東尼過世以後，這些附屬於科學講座的津貼或特權，曾經多次取消又恢復，金額也會時多時少。君士坦丁的幾位繼承人在位時，隱約出現皇家給予獎賞的跡象，但是他們決定的人選毫無學術地位，使得雅典的哲學家感到遺憾，緬懷往日風骨凜然的貧苦日子。最引人注意之處是，安東尼的恩澤很公平地被分給四個敵對的哲學學派，認為他們同樣造福人類，或是同樣無害社會。蘇格拉底曾經獲得極大的榮譽，後來受到國家的譴責。伊庇鳩魯開始講學的奇特論調，虔誠的雅典人聽在耳裡，感覺受到污辱，在他和他的敵手遭到放逐以後，有關神性極為玄虛的爭論完全沉寂無聲。但是到了次年，雅典人廢除倉促頒布的敕令，恢復學院的講學自由，多少世代的經驗使人信服，哲學家的人格和德行，不會因神學理念的差異而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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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用武力對雅典學院進行的致命打擊，遠不如一個新近建立的宗教。神職人員用儀式取代理智，用信念解決困難，譴責不信神或對神抱有懷疑的人，認為他們應受永恆烈火的懲治。他們費盡心力寫出汗牛充棟的爭辯文章，揭露智力的虛弱和人心的墮落，詆毀古代聖賢的人性，禁止哲學探究的精神，作為謙卑的信徒，依他的教義和性向，要把這一切全部絕棄。就是柏拉圖自己對於現存的柏拉圖學派，在瞭解以後也會感到羞恥，因為他們把崇高的理論跟迷信和魔法摻和在一起。這個學派孤獨存在於基督世界之中，與教會和政府當局積怨甚深，他們頭上一直籠罩著嚴厲的魔掌，隨時會遭到不幸。

尤里安的統治過了一個世紀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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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科盧斯獲得允許在學院擔任哲學講座。他的工作極為勤奮，經常一天上5堂課，還寫出700行作品，敏慧的頭腦探索倫理學和形而上學極為深奧的問題，竟敢提出18個論點，駁斥基督教有關創造世界的理論。在他進行學術研究之餘，還能親自與牧神、阿斯科勒庇俄斯和密涅瓦交談，暗中參加神秘的儀式，敬拜失去神力的雕像，心中懷抱虔誠的信念，認為哲學家是宇宙的公民，也是所有神明的祭司。一次日食的發生等於是宣告他正走向毀滅，無論是他的傳記還是他的學生伊希多爾的傳記，都展現出人類理性在年老昏聵狀況下極為悲慘的畫面。他們的傳記是由門下最優秀的兩位弟子所撰寫。然而，被大家暱稱為柏拉圖學派傳承的黃金鏈，從普羅科盧斯逝世到查士丁尼頒布詔書，一共延續了44年。在這一期間，雅典的學院被迫永遠沉默，少數尚存的希臘科學和迷信徒眾，也沉浸於悲傷和憤怒的情緒中無法自拔。

7位互為好友的哲學家分別是狄奧傑尼斯、赫米阿斯、尤拉利烏斯、普裡西安、達馬西烏斯、伊希多爾和辛普利修斯，他們對國君的宗教懷有異議，決定到外邦去尋找被本國剝奪的自由。他們曾經聽說，而且輕易地相信，波斯的專制政府實現了柏拉圖的共和國，愛國的國王統治著幸福和善良的民族。但是他們很快瞭解了真相，不禁大吃一驚，波斯與地球上其他國家毫無差別，自稱是哲學家的科斯羅伊斯不僅狂妄殘酷，而且野心勃勃；祆教的祭司固執己見，在宗教方面毫無寬容和惻隱之心；貴族傲慢粗暴，廷臣賤如奴僕，官吏私心自用；違法犯紀之徒經常能夠逍遙法外，反倒是清白無辜的人飽受壓搾凌虐；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波斯人三妻四妾的家庭、亂倫濫交的婚姻以及對死者的不敬，波斯人沒有為死者舉行土葬或火葬，而是將屍體餵狗或供兀鷹啄食。哲學家的失望情緒使他們忽略了波斯人真正的美德，他們內心感到無比的憤慨，其程度已超過了哲學的胸襟所能包容的範圍。為了表示悔改，他們趕快回國，對外大聲宣稱，寧願死在帝國的邊境，也不要享受蠻族的財富和賞賜。

雖然如此，在這趟訪問行程之中，科斯羅伊斯純潔光明的天性對他們造福不淺。查士丁尼為了對付信奉異教的臣民，制定嚴酷的懲處條文。科斯羅伊斯要求赦免訪問波斯宮廷的7位哲人，同時這項特權要明文規定在和平條約之中，並由一位有力的仲裁人提高警覺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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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普利修斯和他的夥伴在平安中毫無聲息地逝去，沒有留下門人弟子，使得希臘哲學家源遠流長的名單為之中斷。儘管他們仍有不少瑕疵，但就那個時代而言，仍被譽為最明智和崇高的大師。辛普利修斯的作品流傳至今，他為亞里士多德的著述撰寫的實質和形而上的評注，因趕不上時代的潮流，已經喪失殆盡；他對埃皮克泰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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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倫理學進行的闡釋成為經典之作，保存在很多國家的圖書館中，主要是建立起對神和人性質的正確認識，步入超凡入聖的境地，指引人的意志、淨化人的心靈、堅定人的認知。

大約在畢達哥拉斯首次運用哲學家這個名稱時，老布魯圖斯在羅馬創立了自由選舉和執政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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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官的職位從一個實體，逐漸變成一個幻影、一個虛名的連續變革過程，在本書前面各章也曾偶爾提及。共和國的首席官員是由人民選出，在元老院和軍營行使平時和戰時的權力，後來權力才轉移到皇帝的手裡。古代權勢的傳統長久以來受到羅馬人和蠻族的尊敬，一位哥特歷史學家對狄奧多里克的執政官職位多方讚譽，認為是世間光榮和偉大的最高典範。意大利國王本人也向那些一年一度當選的幸運兒道賀，說他們無須擔驚受怕就能安享統治者的殊榮。過了將近千年以後，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君主還是要任命兩位執政官，唯一目的是讓那一天成為人民喜慶的節日。但是那些財大氣粗和愛慕虛榮的當選人為了超過前任，節慶的費用在不知不覺中增高到8萬英鎊的驚人數額。有見識的元老院議員拒不接受這種一無是處卻必然使人傾家蕩產的虛名。我認為這是最後這段期間，每年執政官經常產生缺漏之原因所在。

查士丁尼的前任諸帝經常從國庫撥款支助，為力有不逮的當選人維持尊嚴，然而現任君主非常吝嗇，寧願運用更為方便而且花費最少的辦法，進行磋商以後他制定出法規。他在詔書中加以限制，無論是賽馬還是賽車、體育比賽、音樂會、劇院的啞劇表演以及獵獸活動，都不得超過7隊或7次；用較小的銀幣取代黃金製成的紀念章，當浪費的手將這些金錢撒向群眾時，通常會引起一陣騷亂，也製造很多酒鬼。儘管採取預防措施，他自己也做出示範，但就在查士丁尼統治的第13年，終於還是終止了代代相傳的執政官制度。從他的專製作風來看，他必然會感到滿意，這樣一個讓羅馬人對古代自由產生期許之心的頭銜，終於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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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一年一選的執政官制度仍舊活在人民的心頭，他們期望能夠盡快恢復，推崇前代君王的謙讓美德，從統治的第一年開始就能維護這一制度。等到查士丁尼逝世後，3個世紀的時光轉瞬而逝，早已過時的榮譽過去為習俗所拋棄，現在正式受到法律的廢止。每年要用行政官員的名字來為年度定名，這種方式有很多缺失，設立固定開始日期作為公元來取代，能夠長期連續使用，極為方便。希臘人按照《七十子希臘文原本聖經》
[193]

 觀點，以世界創造日為準
[194]

 ；拉丁人從查理曼大帝時代以來，則以基督的生日作為時間計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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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章 查士丁尼在西羅馬帝國的征戰 貝利薩留的出身家世和最初各次戰役 討伐並降服阿非利加的汪達爾王國 班師凱旋 哥特人的戰事 光復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羅馬 哥特人圍攻羅馬 慘敗後撤走 拉文納獻城 貝利薩留譽滿天下 國內名聲受污慘遭不幸(522—620 A.D.)


 一、查士丁尼決定征服阿非利加及當前狀況(523—534 A.D.)

查士丁尼登基稱帝是西羅馬帝國滅亡後50年的事，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王國在歐洲和非洲不僅穩固建立起來，而且看來已是合法的政權。羅馬人用勝利所銘刻的光榮標誌被蠻族用同樣正義的刀劍抹去。他們曾經不斷地掠奪和搶劫，然後通過時間、條約和忠誠誓詞的約束，令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臣民順從他們的統治，保證不懷二心。神明建立的羅馬能夠永遠統治世間所有的國家，這種迷信的希望被過去的經驗和基督教教義所全盤否定。想要很自負地認定永久不變和不容侵犯的主權，這已經無法用士兵來維護，只能靠著政治家和律師的堅持。現代學校的法律課程有時也會重新傳授與散播他們的見解。等到羅馬被剝去皇家的紫袍以後，君士坦丁堡的君主自認手握神聖的權杖，是羅馬世界唯一的皇帝，要求獲得合法的繼承權利，那是執政官所征服、愷撒所據有的行省，雖然他實力薄弱，但還是抱著渴望之心，要從異端和蠻族的篡奪者手中解救西部忠誠的臣民。這樣偉大的計劃多少要保留給查士丁尼執行，在他統治的前5年，基於很勉強的狀況，對波斯發起費用浩大而又得不償失的戰爭，後來為了達成雄心壯志，顧不得喪失顏面，支付44萬英鎊的代價，與波斯達成並不穩定的停戰協定，就兩個國家的說法，已經建立「永久」的和平。帝國東部的安全使皇帝能夠轉用兵力對付汪達爾人，阿非利加內部的情況為他的進犯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同時也答應給予羅馬軍隊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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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非利加王國按照創建者的遺囑傳位給赫德裡克(523—530 A.D.)，他是最年長的汪達爾君王，個性溫和。他身為暴君的兒子和征服者的孫子，為政之道卻力主仁慈與和平，接位以後就改弦更張，頒布傳達善意的詔書，恢復教會原有的200位主教，給予教徒信仰自由，讓他們可以接受阿塔納修斯教派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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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統教會接受了他的好意，表示出冷淡而短暫的感激，對他們所要求得到的權利而言，這種恩惠還無法令他們滿足。同時，赫德裡克過於寬大的德性冒犯了族人所秉持的成見。阿里烏斯派的教士暗示他已經背棄原有的宗教信仰，士兵大聲抱怨他喪失祖先開疆闢土的勇氣，他的使臣受到懷疑要與拜占庭宮廷進行秘密而羞辱的談判。他那被稱為「汪達爾人的阿喀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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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將領，征討赤裸的摩爾人的烏合之眾，竟然鎩羽而歸。公眾的不滿情緒被傑利默(530—534 A.D.)所挑起，他憑著年齡、家世和軍事聲譽獲得表面的頭銜及繼位的權利，得到民族的認同，進而掌握政府。不幸的統治者毫無掙扎的餘地，很快被推翻，從寶座被打入地牢，受到那位「汪達爾人的阿喀琉斯」同謀者嚴密的看管。

赫德裡克向信奉正教的臣民給予恩惠的行為，使他獲得了查士丁尼的好感。查士丁尼為了使自己的教派獲得好處，也承認宗教自由的運用和公正。當查士丁一世的侄子還未登基時，他們就因相互贈送禮物和來往信件而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盟關係。等到查士丁尼成為皇帝，更加肯定這種關係會產生忠誠和友誼。他接見了傑默利相繼派來的兩位使臣，規勸篡奪者對於背叛要有悔悟之心，至少要戒絕更進一步的暴力行為，以免惹起上帝和羅馬人的不滿；要尊敬有關家族和繼承的法律；無論是在迦太基的帝座還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宮，都要讓一位虛弱的老人平靜安度天年。他用充滿威脅和指責的傲慢語調對傑利默如此說道，以傑利默的情緒和智慧，無疑會拒絕這些要求。他認為自己的登基是正當的行為，就用少見的語氣對著拜占庭宮廷剴切陳詞，宣稱自由的民族有權罷黜或懲處無法善盡職責的最高官員。查士丁尼的這種勸告毫無成效可言，反而使被囚禁的國君受到嚴苛的對待，赫德裡克的雙目被他的侄兒剜去。殘酷的汪達爾人對自己的實力以及雙方遙遠的距離產生信心，並不把東部皇帝的恫言恐嚇和緩慢準備放在眼裡。查士丁尼決心解救朋友，為他復仇，傑利默要維護篡奪的成果，雙方依據文明國家的做法，提出最嚴正的抗議，說自己其實矢言和平。

聽到即將爆發阿非利加戰爭的傳聞，只有君士坦丁堡虛榮而又怠惰的群眾感到愉快，因為貧窮使他們免於繳納貢金，怯懦使他們免於從軍出戰；而一般有見識的市民，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未來的狀況，想起過去帝國為了支持巴西利斯庫斯的遠征行動所付出的代價，難免想到此次大戰帝國將會遭到生命和金錢的巨大損失。部隊在歷經5次重大的戰役以後，新近從位於波斯的邊界召回，他們對於海洋、天候和實力未明的敵人都深感畏懼。負責財政的大臣要計算阿非利加戰爭的需求，盡可能從寬考量，這樣一來必須增設稅制加強徵收，才能供應無厭的戰費，而一旦到時候供應不足，責任完全是他們的，可能危及他們的生命，或至少賠上他們有利可圖的職位。卡帕多細亞的約翰基於這種自私的動機(我們認為他對公眾的利益一點都不關心)，在一邊倒的會議中竟敢提出反對意見。他承認如此重要的勝利無論付出多高的代價都不為過，但是他對於非常明顯的困難和無法預料的結局，表示嚴重的關切和疑慮。禁衛軍統領說道：

你要進行迦太基的圍攻作戰，從陸地發起進攻的距離至少有140天的行程；如果經由海洋，在你從艦隊接到任何信息之前，一年的時間已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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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接受阿非利加的歸順，勢必進而著手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征戰。成功只會加重我們的責任和新增的工作，要是出了一點差錯，精疲力竭的帝國就會引來蠻族進入心腹要地。

查士丁尼感受到這一有益諫言的份量，為一向唯命是從的寵臣竟敢放言高論而感到驚異。如果不是他的勇氣在聽到呼籲的聲音後又重新恢復，可能會就此放棄戰爭的企圖。東部主教用充滿技巧性而又狂熱的證詞，使得令人懷疑的褻瀆理由全部噤若寒蟬，他大聲說道：「我已經預見未來的景象，那是上帝的意願。啊！陛下！你不能放棄解救阿非利加教會的神聖事業，上帝在戰場上要走在你的旗幟前面，使你的敵人一敗塗地，須知這些人也是聖子的仇敵。」皇帝可能受到宗教的誘導，他身邊的顧問也不得不將這場戰爭的勝利歸功於這次適時的啟示。但是他們燃起更為合理的希望，那就是赫德裡克或阿塔納修斯的追隨者，已經在汪達爾王國的邊界激起叛亂行動。普登提烏斯是阿非利加的臣民，私下表示對君士坦丁堡效忠的意圖，在一小部分軍事力量的協助下，光復的黎波里行省，再度服從羅馬人的統治。撒丁尼亞政府已委託給戈達斯治理，這個驍勇的蠻族已停止支付貢金，拒絕向篡奪者效忠，接見查士丁尼派來的密使，要讓皇帝的代表知道他是這個富裕島嶼的主人，他站在衛隊的前方，非常驕傲地接受皇室的紋章。汪達爾人的兵力在爭執和疑慮之中逐漸減少，羅馬軍隊的士氣受到貝利薩留的鼓舞日益高漲，這位英雄人物的名字，無論在任何時代和國家，都為大家所熟悉。


 二、貝利薩留的家世經歷及出征的準備工作(529—533 A.D.)

新羅馬的阿非利加努斯出生在色雷斯的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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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那裡接受教育，他不具備老西庇阿與小西庇阿可以培養武德的顯赫地位，像是高貴的家世、通才的教育和發揮創意的競爭。喜歡饒舌的秘書對此保持沉默，可以證明年輕時代的貝利薩留並無值得讚譽的事跡。他的勇敢和名聲受到肯定，他才能在查士丁尼的私人衛隊裡服務。等到庇主登基稱帝，家臣受到重用，被升為軍事指揮官。在入侵佩薩美尼亞的大膽行動中，他的光榮戰績為一位同僚所分享，他的前途發展也受到一個仇敵的阻礙。之後，貝利薩留趕赴最重要的駐地達拉(529—532 A.D.)，首次接受普羅科皮烏斯的服務，在他一生的事業當中，普羅科皮烏斯始終是他最忠誠的夥伴和最勤快的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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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的米拉尼斯率領4萬銳不可當的大軍，一路奔殺過來，要將達拉的守備工事夷為平地，而且還指定日期時辰，要市民準備浴場，好讓他在勝利後解除連日的辛勞。他遭遇了勢均力敵的對手，對方的新頭銜是東部的將領。貝利薩留的優勢是在作戰的技術方面，然而部隊的數量和素質都稍遜一籌，羅馬人和外族的傭兵加在一起也只有25 000人，軍紀非常鬆弛，而且新近遭受過打擊，士氣低沉。達拉是平原廣闊之地，各種欺敵和埋伏的手段都無所遁形，貝利薩留用一道深壕保護正面，首先要求將之挖成垂直的角度，再向水平方向延伸，直到可以掩護兩翼的騎兵，如此部署的優勢在於能控制敵人的翼側和後方。羅馬軍的中央部位受到攻擊，在岌岌可危時，兩翼的騎兵及時迅速衝鋒，決定了這場血戰的勝敗。波斯的旗幟被砍倒，所向無敵的「鐵騎軍」四處奔逃，步兵拋棄他們的小圓盾，潰敗的一方有8000人陣亡，陳屍在戰場。

之後一場戰役，敘利亞在面對沙漠的一邊受到敵軍的入侵，貝利薩留率領2萬人馬，倉促之間離開達拉，前去解救面臨險境的行省。該年整個夏季，他都用他那高明的戰術和用兵的技巧，屢次瓦解敵人的企圖。他迫使敵軍後撤，每天晚上都佔領敵人前一日所使用的營地。只要部隊發揮堅忍的耐性，就能確保代價最小的勝利。他們原先做出勇敢的承諾，在接戰時卻無力支撐下去，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被收買(也有可能是出於怯懦)，臨陣脫逃，使得右翼暴露。800名匈奴武士組成的老兵部隊，受到敵軍優勢兵力的壓迫。逃走的伊索裡亞人被攔阻下來，不過羅馬步兵仍然在左翼屹立不搖。貝利薩留從馬背上跳下來，向部隊表示他堅定的信念，只有在絕望中發揮無畏的精神，才能使大家獲得安全。他們轉過身來面對敵人，背水一戰。羅馬人遵守命令緊密架起圓盾，箭雨在空中閃耀，不能產生殺傷效果，伸出的長矛組成無法穿透的陣列，阻止波斯騎兵一再突擊。在抵抗了不知多少個時辰以後，剩下的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之下，搭乘船隻渡過幼發拉底河，全師而返。波斯指揮官不得不在混亂而恥辱的狀況下撤離，他們將要面臨嚴厲的指責，犧牲眾多的士兵卻只贏得一無可取的勝利。

貝利薩留的名聲沒有受到作戰失敗的玷污，部隊因輕率行動而造成的危險局面，全靠著他大無畏的精神才能挽救。和平條約的簽訂使他免於負起東部邊疆的守備任務，處理君士坦丁堡叛亂事件順利完成任務，這使皇帝深為感激，更加信任他。等到阿非利加的戰爭成為公眾談論和暗中商議的主題，幾乎每一位羅馬將領對於這個危險的使命都毫無雄心壯志的企圖，都懷著謹慎恐懼的焦慮。但是一旦查士丁尼基於貝利薩留卓越的功績和用兵的能力，選擇他作為阿非利加戰爭的主將，難免再度激起這些將領嫉妒的心情。拜占庭宮廷的陰柔習性必然產生猜忌的氣氛，到處傳聞這位英雄的當選得到狡詐妻子的暗中打點。安東妮娜漂亮又機智，一生之中交互受到狄奧多拉皇后的信任和痛恨。安東妮娜的先世默默無聞，出身賽車馭手的家庭，人盡可夫的性格遭到極為惡毒的譴責；然而她對名滿天下的丈夫，卻有著長久而絕對的權力，完全控制他的心靈和意志。如果說安東妮娜藐視忠貞婚姻的價值，那麼她對貝利薩留卻表現出男性之間的友誼，在他那艱苦而危險的軍人生涯中，用大無畏的決心伴隨著他面對和解決所有的困難。

阿非利加戰爭的準備工作(533 A.D.)，對於羅馬和迦太基最後的鬥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軍隊裡感到自豪的精英分子，包括貝利薩留的衛隊在內，根據那個時代的習氣，用特別的忠誠誓詞奉獻給服務的庇主。每個人的體力和身材都經過仔細的挑選，配發最好的馬匹和甲冑，孜孜不倦進行各種作戰的訓練項目，以確保能夠在採取行動時激發最大的勇氣。整支隊伍的群體活動和相互交往，以及個人對官職和財富的野心，更能提升他們頑強凶悍的戰鬥精神。忠誠負責而又積極進取的法拉斯，指揮400名最驍勇的赫魯利人，他們有永不認輸的鬥志和難以駕馭的傲氣，價值遠超過溫馴而又聽話的希臘人和敘利亞人。獲得600名馬薩格泰人或是匈奴人的增援，被認為是極其重要的決勝因素，他們受到甜言蜜語的誘惑，參加海上的遠征行動。5000名騎兵和1萬名步兵在君士坦丁堡上船，前往討伐阿非利加，步兵大部分從色雷斯和伊索裡亞徵召，就運用的範圍和名聲的響亮而言不及騎兵，西徐亞弓成為羅馬軍隊最倚重的武器。普羅科皮烏斯最值得嘉許的地方，是瞭解當時的狀況以及弓箭所發揮的作用，特別提出來為那個時代的士兵辯護，對抗一些不利的批評和流行的說法。古代只有全副鎧甲的武士才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人們在提到弓箭手時往往懷著惡意，經常引用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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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認為他們應當受到藐視。

弓箭在荷馬時代之所以受到輕視，可能是那些全身赤裸的青年，步行出現在特洛伊的戰場上，潛伏在墓碑後方，或者拿朋友的身體當盾牌，弓弦只拉到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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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出去的箭有欠準頭而且力道不強。但是我們的弓箭手(歷史學家繼續說下去)都騎在馬上，用值得稱譽的技術來操控，頭部和肩膀用圓盾保護，腿部穿著鐵製的護脛，全身披上鎧甲或者是鎖子甲，右邊懸掛著一袋箭囊，左邊有一把佩劍，手裡通常揮舞著長矛或是標槍，在短兵相接時使用。他們的弓強勁而沉重，在任何方向都能發射，無論是前進或後退，無論是對著正面、後方還是側翼。由於他們接受的訓練不是將弓弦拉到胸前，而是拉到右耳後方，只有真正堅韌的鎧甲才能抵擋力道強大的箭矢。

500艘運輸船配置2萬名來自埃及、西裡西亞和愛奧尼亞的水手，全部集結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各種船舶從30噸到500噸，加上各種補給品能充分供應所需，船隻的總噸位達到1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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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容納35 000名士兵和水手，5000匹馬，以及武器、機具、各類軍需，加上足夠3個月航程所需的飲水和糧食。威風凜凜的戰船上有數百名划槳手，在過去的時代曾經橫掃地中海所向無敵，這樣的景像在君士坦丁堡人民的眼中已暌違多年。查士丁尼的艦隊只有92艘輕型雙桅帆船負起護衛的任務，掩護運輸船不受敵軍發射武器的損害。2000名君士坦丁堡最勇敢和健壯的青年，配置在雙桅帆船上面擔任划槳的工作。知名的將領有22位，後來在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戰役中大顯身手，但是不論是海上還是陸地的最高指揮權，全部授予貝利薩留，他可以運用毫無限制的權力，有如皇帝御駕親征。航行和海上作戰的技術，到現代已經有了長足進步，軍隊也區分為海軍和陸軍兩個軍種，兩者互為因果。


 三、羅馬艦隊在海上的航行及阿非利加的登陸(533 A.D.)

查士丁尼統治第七年，大約在夏至(公元533年6月)，整個艦隊600艘船在皇宮花園前的海面，排列出軍威雄壯的校閱陣容。教長向全軍將士祝福，皇帝下達最後的命令，將領的號角手發出開拔的信號，每個人根據畏懼或期望的情緒，帶著焦慮而好奇的心理，搜尋那些可能帶來失敗或成功的徵兆。貝利薩留先在佩林裡烏斯或赫拉克利亞停留5天，接受國君送來的幾匹色雷斯駿馬，作為旗開得勝的禮物。從這裡開始順著航道穿過普洛蓬提斯海，當他們在赫勒斯滂海峽掙扎前進時，遭到一陣妨礙航行的頂頭風，迫得要在阿比杜斯等待4天。這時將領顯示出堅定而又嚴苛的軍紀要求，令人終生難忘。3個匈奴人在酒醉以後發生爭吵，其中一個被同伴殺死，將領立即下令將兇手吊死，懸屍示眾。他們的族人認為這種做法侮辱了他們的民族尊嚴，拒絕接受帝國把人視為奴隸的法律，要求維護西徐亞人自由的特權，對於酒醉和氣憤的突發行為，只能用少量罰鍰作為補償。他們的抱怨很像回事，發出大聲的叫囂，羅馬人對於這種不守秩序的行為，沒有追究視若等閒，但很快就顯露出嘩變的危險，將領出面靠著權威的地位和出色的辯才，才將他們安撫下來。他對集合的部隊講話，提到他要善盡公正的責任，強調紀律的重要，行為良好和信仰虔誠的人會獲得獎賞，謀殺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在酗酒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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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長之下，寬恕會產生更為嚴重的結果，這才是令人感到極為憂慮的地方。

從赫勒斯滂海峽到伯羅奔尼撒的海上航行，當年希臘人攻克特洛伊後，回程只花了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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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貝利薩留的旗艦引導著整個艦隊的行進路線，白天張著醒目的紅色船帆，夜間在船首點起耀眼的巨大火炬。他們不停地在島嶼之間航行，到了瑪利亞和提納烏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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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海岬就準備轉向。舵手的責任是要使為數眾多的船隻保持正確的隊形和適當的間隔，風向很順而且風力適度，他們的苦心沒有白費，最後安全抵達了梅塞尼亞海岸。部隊在梅索尼下船，充分休息以恢復海上航行的疲勞。就在這個地點，勇敢的士兵獻身為公眾服務，卻體驗到貪婪是如何藐視數以千計人員的生命，這種貪婪是伴隨著職權而產生的。按照軍中勤務的規定，野戰爐灶要為羅馬人每天供應兩次麵包或餅乾，因為重量的損失，容許減少四分之一的定額配給。為了獲得少許可憐的利潤，以及節省木柴的費用，卡帕多細亞的約翰身為統領竟然下達命令，麵粉要先在君士坦丁堡用浴場燒水的火稍為烘焙一下，等到裝糧食的麻袋打開，將潮濕而發霉的麵團發給部隊。這種腐敗又不衛生的食物，因為炎熱的天候和季節更加嚴重，立即產生了流行的傳染性疾病，導致500名士兵喪生。還是貝利薩留採取防範措施，才得以恢復大家的健康。他在梅索尼供應新鮮的麵包，同時毫不顧慮會得罪在朝的大臣，基於正義和人道表達自己的氣憤之情。皇帝聽到他的抱怨以後，對將領的處置表示嘉許，但是並沒有處分大臣。

離開梅索尼港口，舵手沿著伯羅奔尼撒的西岸航行，直抵扎辛瑟斯或稱扎特島，從起航到越過愛奧尼亞海的航程是100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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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的眼裡，這是最困難的一段海域)。現在艦隊遭到未曾意料之事，在無風狀況下浪費了16天的時間緩慢航行。要不是機靈的安東妮娜保存了一瓶水，埋在船上一個沙堆的深處，可以避免陽光的照射，甚至連將領本人都要飽嘗口渴的痛苦。最後他們在西西里南部的考卡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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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安全而友善的庇護所。哥特官員以狄奧多里克的女兒和外孫的名義，統治這個島嶼，所以會服從極不平常的命令，把查士丁尼的部隊視為友人和同盟，充分供應所需的糧食，為騎兵隊配發缺少的馬匹。普羅科皮烏斯很快從敘拉古趕回來，獲得了汪達爾人當前狀況和企圖的正確資料。他所提供的情報使貝利薩留下達決心，要立即展開行動。這種迫不及待的明智作為，適時獲得風向的幫助。艦隊離開西西里的視線，駛過馬耳他島後，發現了阿非利加的海角，在強烈的東北風吹襲下沿著海岸航行，最後在卡普特·瓦達海岬所圍成的海灣中下錨，迦太基在南邊大約5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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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傑利默知道敵軍正在接近，就會延緩對撒丁尼亞的征服行動，集中兵力防衛他本人和王國的安全。這支特遣部隊有5000名士兵和120艘戰船，將會回來加入汪達爾人的留守部隊。根西裡克的後裔可以用水師奇襲來壓制敵軍的艦隊，因為那些塞滿貨物的運輸船無法從事作戰行動，輕型雙桅帆船參加海戰似乎只有逃跑的資格。貝利薩留在航行途中無意間聽到了士兵的談話，使他內心驚慌不已。這些人都感到憂慮而要相互壯膽，強調只要能登陸上岸，就願意用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榮譽，如果在海上受到攻擊，只有毫不羞愧地認輸，他們沒有勇氣同時與風浪和蠻族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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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瞭大家的想法以後，貝利薩留決定只要抓住一線機會，就趕快率領部隊登上阿非利加的海岸。在作戰會議中，他保持審慎和明智的決定，反對大家非常魯莽的建議，那就是用艦隊搭載兵力直接駛往迦太基的港口。離開君士坦丁堡3個月以後，人員、馬匹、武器和軍需物資全部安全登陸，每艘船留下5名士兵在甲板上擔任警衛，整個艦隊佈置成半圓形。登陸的部隊在海岸附近佔領營地，按照古老的軍事教範，用防壁和塹壕加強防備的力量。他們發現了一處清澈的水源，可以解除口渴的煎熬，使羅馬人堅信得到了上帝的保佑。次日早晨，鄰近地區有幾處田莊遭到搶劫，貝利薩留懲罰了違犯法紀人員，在最關鍵的時刻掌握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諄諄教誨全軍要奉行公正、節制和真誠的政策原則。將領說道：

當我開始接受征服阿非利加這個任務的時候，成功不是靠著部隊的數量和作戰的勇氣，而是當地人士的友情和對汪達爾人勢不兩立的痛恨。要是你們要毫不在意地用掠奪的方式來獲得那些只花少許金錢就可買到的物品，就等於是剝奪我僅有的希望。要知道暴力行為會使他們之間的世仇和解，聯合起來成為公平和神聖的同盟，對抗侵略他們國家的敵軍。

將領的訓示通過嚴格的軍紀要求來貫徹執行，士兵本身立刻感受到有益措施所產生的效果，表示出由衷的欽佩。居民無須拋棄家園或是隱匿財物，用收費公平和貨物充足的市場供應羅馬人的所需，行省的文職官員以查士丁尼的名義繼續行使原有的職責，教士基於本能和利益的動機，盡心盡力為信仰正統教義的皇帝奮鬥不息。離營地一日行程的一個名叫蘇勒克特的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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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第一個開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榮譽，與羅馬人重建古老的隸屬關係；利普提斯和阿德魯梅圖姆這些大城，在貝利薩留出現時，也都傚法蘇勒科特歸順的榜樣。他在毫無抵抗之下到達格拉西，汪達爾國王在此建造了一座宮殿，距離迦太基有50英里。到處是濃蔭的樹叢、冷冽的流泉和美味的水果，讓疲睏的羅馬人盡情休息恢復體力。普羅科皮烏斯認為此地的果園真是前所未見，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難以比擬，這可能是歷史學家喜愛美食或者是太過勞累所致。汪達爾人經過三代的時間，優裕的生活和溫暖的氣候使得他們刻苦耐勞的習性喪失得一乾二淨，不知不覺中成為奢侈頹唐的種族。他們的田莊和花園就波斯人看來真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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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能夠享受涼爽而安寧的休憩，每天在沐浴一番之後，蠻族的餐桌上擺滿山珍海味。他們穿著絲質長袍，模仿梅德人的形式，非常寬大飄逸，用金線繡出各種圖案和花樣。在他們的生活中要勞動出力的工作，就只有談情說愛和騎馬出獵，空閒的時光充滿各種消遣，像是啞劇、賽車以及劇院的歌舞表演。


 四、貝利薩留進軍獲得初期勝利及佔領迦太基(533 A.D.)

在10天或12天的行軍中，貝利薩留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和雄心，隨時準備迎擊尚未露面的敵軍。亞美尼亞人約翰是位戰功彪炳而又深獲信賴的軍官，率領300名騎兵擔任前鋒。600名馬薩格泰人與之保持一段距離掩護左側翼。整個艦隊沿著海岸航行，盡量與軍隊保持能相互觀察到對方的距離。軍隊每天的行程大約是12英里，夜晚駐紮在防衛森嚴的營地或是友善的城鎮。羅馬人即將接近迦太基的消息，使得傑利默的內心充滿焦慮和恐懼。他一廂情願想把戰事拖延下去，好讓他的弟弟帶著身經百戰的部隊，從撒丁尼亞的征戰中撤軍返國。他現在最感煩惱的地方，是他們的祖先過去那極為輕率的政策，竟然拆除了阿非利加所有的防衛工事，使他只能採用最危險的解決辦法——出兵迎擊，與敵軍在都城的近郊決一死戰。汪達爾人用5萬人征服阿非利加，現在要是不算婦女和小孩，可用的作戰人員達到16萬人，這樣強大的兵力只要激起戰鬥的勇氣和合作的精神，用來對付羅馬將領衰弱而又勞累的隊伍，可以輕易將登陸初期的敵軍擊成齏粉。但是毫無主見的國王聽從友人的意見，以逸待勞接受敵人的挑戰，而不願前去阻止貝利薩留的進軍。很多自負的蠻族假裝痛恨篡奪者，以掩飾反對戰爭的求和態度。

傑利默靠著權勢和做出承諾，仍舊能夠集結一支實力強大的軍隊，同時他的計劃也符合兵法的要求。他的弟弟阿馬塔斯接到命令，率領迦太基的守軍，在離城市10英里的地方迎擊羅馬人的前衛；他的侄兒吉巴蒙德和2000騎兵攻擊左翼；國王自己率領大軍在後面跟進，到達適當的位置從後方進攻
[214]

 ，以切斷羅馬人和艦隊的聯繫，使貝利薩留無法獲得援軍的協助。阿馬塔斯輕敵冒進，斷送了自己的性命和國家的生機。他搶先發起攻擊，越過後面緩慢前進的步卒，親自斬殺12個最英勇的敵手後，自己也受到致命的重傷，手下的汪達爾人全部逃回迦太基。整條10英里長的大道上，滿佈著死者的屍體，很難相信只有300名羅馬人竟能殺死這樣多的烏合之眾。傑利默的侄兒在接戰中為馬薩格泰人所輕易擊敗，對方的數量不及他的三成，但每個西徐亞人都倣傚酋長的作戰方式，展現出家族的光榮技巧，衝上前用弓箭對敵人發射強大的火力。就在這個時候，傑利默根本不知道當前發生的狀況，曲折的山路引導他到錯誤的方向，無意中穿過羅馬人隊伍的空隙，到達阿馬塔斯激戰後陣亡的位置，為自己兄弟和迦太基的命運而痛哭流涕。要是他沒有浪費寶貴的時間去安排死者身後的尊榮以善盡虔誠的責任，而是激起全軍無比的憤怒，從後方發起騎兵的突擊，必然可以獲得決定性的勝利。

悲慘的現場使得國王的意志完全崩潰，這時他聽到貝利薩留的隊伍響起號角的聲音，那是貝利薩留將安東妮娜和步兵留在營地，自己親自率領衛隊和剩下的騎兵，要去收容和整頓已經星散的部隊，鞏固這天戰鬥所獲得的成果。即使是才識高明的將領在混亂的戰場上也無法兼顧全軍，四處都有弱點給敵人可乘之機，但是國王只想擺脫獲勝的英雄趕快逃走。汪達爾人過去已經習慣了摩爾人的作戰方式，對於羅馬人的武器和紀律根本沒有抵抗的能力。傑利默潰不成軍，退向努米底亞沙漠，這時唯一的安慰是他暗中下達的命令已經遵照辦理，那就是處死赫德裡克和他那批被囚禁的朋友。暴君的報復行為只會給敵人帶來好處，合法君主的死亡使他的人民產生同情的心理。赫德裡克要是還活著，會給勝利的羅馬人帶來困擾。查士丁尼的部將與這件罪行無關，等於幫助他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擇，那就是要麼不講信義、喪失榮譽，要麼放棄在阿非利加的征戰。

混亂的情勢平息下來，軍隊各單位相互通報當天所遭遇的意外狀況。貝利薩留在戰勝的地點紮營，那裡正好有一個10英里的里程碑，指示了到達迦太基的距離，所以用拉丁名字稱呼為德西穆斯。他對汪達爾人所能採用的策略和手段，仍舊抱著疑慮的態度，第二天繼續行軍下達會戰的命令，傍晚抵達迦太基的城門前停頓下來，然後下令全軍休息。他不願在黑夜和混亂之中把城市交給無法無天的士兵，也不願部隊在城內遭遇暗地裡的埋伏。貝利薩留在理性的驅使下保持著謹慎，但又毫無畏懼之心。面對都城表現出來的和平與友善，他覺得不會帶來危險而深感滿意。迦太基燃起無數的火把，顯得一片光明，呈現出萬眾歡騰的氣氛，防衛港口通道的鐵鏈很快被移走，城門大開，群眾發出感激的歡呼，前來迎接解放他們的救星(公元533年9月15日)。聖西普裡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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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前夕，貝利薩留在城內當眾宣告汪達爾人已經被打敗以及阿非利加再次獲得自由，教堂為殉教者的慶典裝飾得花團錦簇，照耀得燈火通明。經過3個世紀的迷信活動，西普裡安像當地的神明一樣受到膜拜。阿里烏斯教派自知他們的統治已經面臨絕滅的關頭，就把教堂和禮拜的場地全部捨棄給正統教會。會眾從異端的手裡救出他們的聖所，舉行神聖的儀式，大聲宣告阿塔納修斯和查士丁尼的信條。只用了1小時的時間，敵對的教派就相互變換了角色和命運。苦苦哀求的汪達爾人過去縱情於征服者的惡行，現在要在教堂的聖所尋找憐憫的庇護。東部的商人被面無人色的獄卒從皇宮最深的地牢中釋放出來，獄卒轉過來懇求囚徒的保護，讓被關的犯人從牆壁的縫隙中往外看，羅馬人的艦隊正在駛進港口。

海上部隊的指揮官與軍隊分離以後，小心翼翼沿著海岸前進，抵達赫米安海岬時，接獲貝利薩留最初的勝利信息。要不是更熟練的水手不在意海岸的危險和即將迫近的暴風雨，他們就會遵奉他的指示，在離迦太基約20英里處下錨。他們對後面的發展不太明瞭，並沒有冒險突進衝破港口的鐵鏈。鄰近的港口和曼德拉辛烏姆的郊區只有一件暴行，就是一名軍官不服從上官的命令逃亡，進行搶劫和掠奪。皇家的艦隊順著有利的風向前進，駛過戈勒塔的狹窄通道，佔據水深和廣闊的突尼斯礁湖，這個安全的位置離首都只有5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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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利薩留聽到艦隊到達的消息就立即下達命令，絕大部分水手要馬上登岸，加入凱旋入城的行列，壯大羅馬人的聲勢。他在允許部隊進入迦太基城門之前，告誡大家要認清當前的情況和自己的職責，不可玷污軍隊的榮譽，特別要記住汪達爾人是暴君，他們才是阿非利加人的救星；當地人不僅出於自願要成為帝國治下的臣民，而且會呈現一片熱忱之心，所以現在應該尊重他們。羅馬人以密集隊形進軍通過市內的街道，要是發現敵人就準備戰鬥。遵守嚴格的命令和善盡服從的責任，深刻銘記在他們的心頭。在當前這個時代，習俗認同征服後進行的濫權行為，法律對此也不會進行懲處，甚至被許多人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報酬，但是這一位天才人物卻抑制了勝利軍隊的熱情。聽不到威脅和抱怨的聲音；迦太基的貿易沒有受到干擾；在阿非利加改換主子和政府時，商店繼續開門，生意忙碌；士兵在崗位上服行警衛勤務以後，很安靜地離開，前往接待他們住宿的家庭。

貝利薩留把住所安置在皇宮，坐在根西裡克的寶座上，接受蠻族繳交的戰利品並且加以分配，對苦苦哀求的汪達爾人答應饒恕他們的性命，盡快派員修復曼德拉辛烏姆郊區昨夜所受的災害。晚餐用排場盛大的皇家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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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主要的官員，汪達爾皇家被俘的管事用尊敬的態度侍奉勝利者。在宴會酒酣耳熱之際，公正無私的旁觀者讚頌貝利薩留的氣運和功勳；心懷嫉妒的奉承者在暗中用他們的語句和姿態噴灑毒液，激起猜忌的國君產生疑慮之心。這一天擺出盛大的鋪張場面，要是能夠引起民眾的崇敬，也不能認為無用而等閒視之。但貝利薩留積極進取的心靈做出決定，就是在勝利的樂觀氣氛中也要考慮有吃敗仗的可能，羅馬帝國在阿非利加的統治不能憑借一時的武力或民眾的偏愛。汪達爾人過去下達雷厲風行的禁令，只有迦太基的防衛工事免於拆除，但是在統治的95年期間，怠惰的風氣已經相沿成習，對於軍事整備的工作置之不理，就是首都的城牆也免不了到處損毀傾圮。明智的征服者用難以置信的速度，修復了城市的城牆和壕溝，以慷慨的報酬鼓勵施工人員的情緒，無論是士兵、水手還是市民，都競相完成這極其有益的工作。傑利默過去一直擔憂，就是認為他自己處在沒有設防的城鎮裡，現在帶著驚奇和絕望的心情，看到一個無法攻下的城堡正在加強防禦的力量。


 五、貝利薩留在特裡卡梅隆會戰擊敗汪達爾國王(533 A.D.)

命運乖戾的國君在喪失都城以後，全力收容剩餘的軍隊，上次的會戰中，兵員只是星散，並沒有被消滅。對搶劫的渴望吸引了一些摩爾人的匪幫，使他們願意在傑利默的旗幟下作戰。他在布拉的原野開設營地，離迦太基大致是4天的行程；對都城的侵犯活動只是破壞供水渠道，使民眾得不到飲水；只要殺死任何羅馬人割下頭顱，就會獲得高額的賞金；對於他的阿非利加臣民，他裝模作樣要赦免他們的罪行，發還他們的財產；同時他暗中與阿里烏斯教徒進行談判，並且要收買參加聯盟軍的匈奴人。處於這種情況之下，撒丁尼亞的征戰只有加重他的災禍，使他深感痛苦，竟然會為一無是處的冒險行動，浪費5000名最勇敢的部隊。

他帶著悲傷和羞辱的心情，閱讀他的弟弟扎諾獲得勝利的書信，來函向國王表示樂觀的信心，以為他已經傚法他們的祖先，懲罰羅馬侵略者輕率狂妄的行動。傑利默回復道：

啊！我的弟弟！老天要拋棄我們這個可憐的民族。當你在征討撒丁尼亞的時候，我們已經丟掉了阿非利加。貝利薩留帶著少數人馬一出現，就立刻使汪達爾人的根基失去勇氣和繁榮。你的侄兒吉巴蒙德，你的兄弟阿馬塔斯，他們被怯懦的追隨者出賣，力戰成仁。我們的馬匹、我們的船隻、迦太基本身以及整個阿非利加，都在敵人的控制之下。然而汪達爾人寧願過極其可恥的安定生活，即使犧牲妻子兒女、財產和自由，全都視為當然，毫不珍惜。現在除了布拉的原野，沒有剩餘的東西，一切希望都寄托於你的英勇。離開撒丁尼亞，趕快來解救我們，光復我們的國土，如果不能成功就讓我們死在一起！

扎諾接到來信，把悲慘的消息通知重要的汪達爾人，但是盡量掩飾當前的狀況，不讓島上的土著知曉。部隊在卡利亞里港口登上120艘戰船，第三天在毛裡塔尼亞邊界下錨，很快繼續行軍，趕到布拉原野加入皇家的陣營。會面的情景非常傷感，兩兄弟擁抱在一起，在無聲中流著眼淚，沒有詢問撒丁尼亞的勝利，也沒有追究阿非利加的慘劇。從見面的情況可以知道遭受苦難的程度，看不到他們的妻子兒女更是淒慘的見證，可見他們不是死了就是被俘。國王的乞求、扎諾的榜樣以及眼前威脅到王國和宗教的危險，終於喚醒了汪達爾人積弱不振的精神，使大家團結起來。民族的軍事實力促使他們提前發起會戰行動，等到部隊抵達離迦太基20英里的特裡卡梅隆，迅速增加的兵力使他們竟敢誇耀，比起羅馬人微弱的實力，他們具有10倍的優勢。

然而羅馬的雜牌部隊接受貝利薩留的指揮，他認為他們的作戰能力極為卓越，可以在任何不適當的時機抗拒蠻族的奇襲。羅馬人立即完成備戰，一條小河掩護他們的正面，騎兵部隊形成第一線，貝利薩留位於中央，現身在500名衛隊的前面，步兵保持相當距離，組成第二線。他是警覺性很高的將領，看到馬薩格泰人處於與主力分離的位置，想要秘密保存實力再決定爾後的動向，因此無法相信他們的忠誠。這位歷史學家對主將的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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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免要添油加醋，讀者自然很容易想像。將領各依身份，向部隊諄諄教誨，務求獲取這場戰爭的勝利，要大家把死生置之度外。扎諾親自率領追隨他征服撒丁尼亞的部隊，將其部署在軍陣的中央位置，要是汪達爾人的烏合之眾都能倣傚他們的大無畏決心，那麼根西裡克的寶座仍能穩如泰山。扎諾的部隊在擲出標槍和投射武器以後，就拔出長劍迎擊敵人的衝鋒。羅馬的騎兵部隊三次涉水渡過小溪都被驅回，雙方陷入你死我活的激戰之中。直到扎諾被砍倒，貝利薩留的旗幟仍在揮舞，傑利默收兵退回營地，匈奴人一改初衷，也加入追擊，勝利者從被殺者的屍體上搜刮財物和戰利品。然而在戰場上陣亡的不過50名羅馬人和800名汪達爾人。一天的激戰以後，如此微不足道的犧牲，竟然滅絕了一個民族，使得阿非利加改朝換代(公元533年11月)。貝利薩留在傍晚時領導步兵攻擊敵軍的營地，怯懦的傑利默趕緊逃走。他曾豪情萬丈地說過：「對被擊敗的人而言，死亡是解脫而活著是負擔，恐懼能獲得的只有恥辱。」看來這些不過是虛矯的大話而已。他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偷偷溜走，汪達爾人很快發現國王已將他們遺棄，於是大家一哄而散，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安全，其他貴重物品一概置之不理。

羅馬人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進入營地，夜晚的黑暗和混亂掩蓋了軍紀蕩然的狂野景象，只要遇到蠻族就絕不留情大肆屠殺，戰敗者留下的寡婦和女兒如同值錢的遺物或是美麗的侍妾一般，任由縱情淫樂的士兵享用。阿非利加的國王在一段漫長的繁榮與和平期間，通過征服和節約所累積的成果，使得皇家庫存的金銀財寶幾乎可以滿足征服者所有貪婪的要求。部隊都在瘋狂地搜刮，把貝利薩留的告誡完全拋諸腦後。慾念和掠奪所激起的興奮，使他們分成小股或是獨自行動，前往鄰近的田野、樹林、山巖和洞穴，探索可能隱藏的戰利品，他們脫離自己的隊列，背負著所獲得的財物，在無人引導的情況下在通往迦太基的大路上面亂逛。要是逃走的敵軍膽敢發起逆襲，這些征服者將無一倖免。深感羞辱和危險的貝利薩留在獲勝的戰場度過焦慮的一夜，等到黎明到來，他在小山上豎起統帥的旗幟，召回他的衛隊和資深老兵，逐漸在營地中節制士兵的行為，恢復他們的軍紀。

這位羅馬將領對於摧毀敵人的戰鬥意志，以及拯救俯地討饒的蠻族，同樣付出關切之心。那些苦苦哀求的汪達爾人發現，要想活命只有到教堂才能獲得保護。他們在解除武裝以後就被分開監禁，免得在外流竄擾亂公眾的安寧，或是成為民眾報復的犧牲品。貝利薩留派出一支輕裝分遣部隊，追躡傑利默的動向和行蹤，他親率大軍繼續前進，經過10天的行軍遠抵希波·裡吉烏斯，這時此地已不再擁有聖奧古斯丁的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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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獲得確實的情報，汪達爾人逃到摩爾人難以進入的山地，於是決定放棄徒然無用的追擊，將冬營安置在迦太基，接著派遣手下主要的部將覲見皇帝，報告他在3個月的時間內完成對阿非利加的征服。


 六、阿非利加的綏靖工作和傑利默的歸順(534 A.D.)

貝利薩留說話很真誠，倖存的汪達爾人根本沒有抵抗，就放棄了他們的武器和自由。迦太基的鄰近地區只要他出面就向他輸誠，距離較遠的行省得到他勝利的信息，也都陸續歸順。的黎波里自動表示忠誠早已成定局；他派出一位軍官帶著勇將扎諾的頭顱，根本不用派遣兵力，就使撒丁尼亞和科西嘉迎風而降；像馬略卡、梅諾卡和伊維卡這些島嶼，仍舊願意成為阿非利加王國的附庸。愷撒裡亞是一座皇家的城市，位於迦太基西邊30天行程的地方，要是就不精確的地理學而言，可能與現代的阿爾及爾混淆在一起。陸上的道路經常受到摩爾人的騷擾，但是海路通行無阻，何況羅馬人已經主宰了海洋。一位主動積極而又謹慎沉著的軍事護民官，航行到達海峽的出口，佔領塞浦特姆或休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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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位於非洲海岸，與對面高聳的直布羅陀要塞遙遙相對。這樣遙遠的地方後來都由查士丁尼整修得煥然一新，並且加強防衛力量，好像是在誇耀足以自豪的雄心壯志，將帝國的疆域推展到赫拉克勒斯之柱。他接到勝利信息時正是時候，已經準備要頒布《民法彙編》，虔誠或猜忌的皇帝對於上帝賜予的禮物大肆慶祝，用平靜的語氣宣佈，征戰順利的將領立下蓋世功勳。

皇帝急著消滅塵世或教會的汪達爾暴君，毫不拖延盡快著手進行全面建立正統教會的工作。主教制度最重要的基礎是審判權、教會財產和赦免權，他用寬廣的心胸予以恢復和擴大；阿里烏斯信徒的禮拜要遭到禁止，多納圖斯派的聚會要被根絕。217名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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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迦太基宗教會議，讚賞這些報復是適當的措施。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不會相信正統教會有很多高級教士缺席，但是他們的與會人員相較之下還是少數，在古老的會議中數目要達2倍或3倍，可以非常清楚地顯示出教會和國家的衰敗。查士丁尼以信仰的保護者自居，心懷宏圖大展的神聖願望，希望勝利的部將盡快擴展狹小的領域，恢復到摩爾人和汪達爾人入侵前的狀況，那時正統教會據有這片廣大的國土。同時貝利薩留接到指示，要在適當的地點像的黎波里、利普提斯、錫爾塔、愷撒裡亞和撒丁尼亞，派遣5位公爵或是地區指揮官，計算內衛軍或邊防軍的兵力大小，能夠有效負起阿非利加的防衛任務。汪達爾王國有必要設置一位禁衛軍統領在此坐鎮，下面的民事統治部分，指派4位總督和3位省長，負責7個行省的行政事務。各級政府的屬員、書記、傳達和事務人員都有詳細規定，統領的手下有396人，他的代理人或是幾位副手也有屬員50人。嚴格規定他們的經費和薪俸，不完全是為了防止浮濫，而是能夠有效維護個人的權益。這些官員可能會採取雷厲風行的手段，絕不會怠惰姑息。

新成立的政府有無限的權力推行有關司法和稅務這些非常微妙的問題，宣稱要恢復羅馬共和國的自由和平等。征服者渴望從阿非利加的臣民身上，立即搾取豐碩的成果。任何人只要認為自己家庭所有的房屋和土地，過去被汪達爾人視為戰利品奪走，現在就可以提出歸還的要求，甚至是三等親或旁系親屬都有資格。貝利薩留的位高權重來自對他的特別任命，等到他離開以後，就不需要再委任軍隊的主將，禁衛軍統領的職位被授予一位軍人出身的官員。按照查士丁尼的規定，7個行省中為首的總督兼負民事和軍事的職權，是皇帝在阿非利加的代理人，後來的意大利也是如此，很快得到新的頭銜「太守」。

除非原來的統治者被羅馬人生擒或殺死，不然阿非利加的征服就還有美中不足之處。有件事很可疑，說是傑利默曾經下達秘密命令，把部分財富運到了西班牙，希望在西哥特國王的宮廷中找到安全的庇護所，只是因為意外的變故、暗中的出賣和敵人的緊追不捨，他的打算才完全落空。傑利默從海岸逃走的路線已被截斷，不幸的國君身旁只帶著幾名忠心的隨員，被追到努米底亞內陸，進入巴普亞無路可逃的山區。
[222]

 他立刻就被法拉斯率軍圍攻，這位官員因誠信和自製而備受讚譽，就蠻族最腐化的部落赫魯利人而論，很少人具備這種德性。貝利薩留信任法拉斯的機智和警覺，就將這個重要的任務交付給他。在奮勇無前翻越山嶺的追擊中，法拉斯損失了110名士兵，他預料在冬季的圍攻期間，汪達爾國王會感受到災難和饑饉的壓力。傑利默從過去享樂的生活、富裕的環境和優渥的供應中，墮落到像摩爾人一樣貧苦的地步。
[223]

 摩爾人根本不知道世間有何幸福可言，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他們用泥土和樹籬做成簡陋的茅舍，充滿煙霧而又昏暗無光，大家帶著自己的妻子兒女和牛群混雜在一起，睡在泥土地或羊皮上面。他們缺乏衣物，就是有也極為污穢，從未見過麵包和酒類，燕麥和大麥做成粗餅，就那麼放在灰燼上面烘烤。飢餓的野蠻人為了填飽肚皮，真是生冷不忌。在這種極端困苦的折磨之下，傑利默的健康受到損害，但他能做的只有忍耐而已。他每次回憶起往日的高貴身份，與目前受到保護者的侮辱相比，真是分外痛苦。何況摩爾人輕浮善變，見錢眼開，使他更加憂心忡忡，生怕他們受到引誘就會背棄神聖的待客之道。從法拉斯仁慈而又善意的書信中，瞭解到傑利默所處的情況。赫魯利酋長是這麼說的：

我像你一樣是不識字的蠻族，但是我說老實話，願意真心對待別人。為什麼你要這樣固執，明知毫無希望還要堅持下去？為什麼你要讓你自己、你的家人和你的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難道你酷愛自由和厭惡奴役？啊！我敬愛的傑利默！難道你不是最可憐的奴隸？何況還是摩爾人這個低賤民族的奴隸？只要你能忍耐在君士坦丁堡過貧窮和奴役的生活，難道不比在巴普亞的荒山統治那虛有其名的王國要好得多？或許你認為變成查士丁尼的臣民會侮辱自己高貴的身份？貝利薩留是他的臣民，我們大家都是，談到家世出身不見得比你低下，然而我們對於服從羅馬皇帝並不感到羞愧。慷慨的君主會賜給你富足的世襲產業，你在元老院會有尊貴的座次，並且享有大公的高位，這些都是他為了表示感激的心腹之言，你可以相信貝利薩留所做出的保證。老天要是讓我們受苦受罪，那麼忍耐可說是美德。如果我們拒絕命運所給予的解救，就是昧於時勢自取滅亡。

汪達爾國王回復道：

我何嘗不知道你的勸告是如此仁慈而有理性，但是對於一個行事不公的敵人，我無法說服自己成為他的奴隸，我所懷有的只是不共戴天的仇恨。無論是我的語言還是我的行為，從來沒有對他造成傷害，然而他卻派人來對付我，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就是貝利薩留，竟把我從寶座上面投向悲慘的深淵。查士丁尼只是一個凡人，但是他是一位君王，天道無親，難道不怕得到同樣的報應？悲傷使我無法忍受，不再多寫了！敬愛的法拉斯，我懇求你送我一些東西，那就是一具七絃琴
[224]

 、一塊海綿和一條麵包。

從汪達爾人的信差那裡，法拉斯知道他為什麼提出很特別的需要。阿非利加的國王很久沒有嘗到麵包的味道，勞累或不斷哭泣使淚水再也流不出來，還有就是用七絃琴伴奏唱出遭遇的不幸，可以在悲苦的時候得到安慰。仁慈的法拉斯深受感動，就派人送去這三樣很特別的禮物。他即使抱著仁慈之心，還是要提高警覺，加強四周的防護，希望能盡快迫得無路可逃的囚犯面對現實，這有利於羅馬人解決問題，也盡量使自己獲得好處。固執的傑利默最後還是屈服於理智和基本的需求，貝利薩留派出使臣，以皇帝的名義批准安全的莊嚴保證和尊貴的接待方式。汪達爾國王離開高山回到平地，第一次公開會晤是在迦太基的郊區進行，當皇家的俘虜向征服者打招呼時，竟然發出一陣笑聲。群眾自然會相信，過度的悲傷使傑利默的情緒失控，但是在這種傷感的時刻，反常的歡笑暗示出睿智的論點，人類的偉大只是空虛和短暫的表現，不值得用嚴肅的態度多加考量。
[225]




 七、貝利薩留的凱旋及汪達爾人最後的敗亡(534 A.D.)

眾口鑠金的中傷之詞立刻使有智之士的藐視變得很有道理，善於奉承的人一味追求權力，同時嫉妒別人建立更高的功績。羅馬軍隊有幾位首長竟敢以貝利薩留這位英雄人物的對手自居，私下發出急報，帶著惡意指控阿非利加的征服者，稱他威名遠播，獲得公眾的愛戴，陰謀登上汪達爾人的寶座。查士丁尼冷眼旁觀不發表意見，看來已對貝利薩留無法容忍，生出猜忌之心，所以讓貝利薩留去自行決定是要留在行省還是返回都城。貝利薩留從截下的信件以及對君王性格的瞭解，知道自己必須做出明智的決定，要麼就是聽天由命高舉反幟，再不就是俯首覲見使他的敵人感到困惑。他基於自己的清白無辜和無比勇氣做出選擇，將自己的衛隊，還有所有的俘虜和財物盡快裝上船隻，一路的航行非常順利，等他到達君士坦丁堡的時候，比在迦太基派出送信的快船還要早到。像這樣值得信任的忠誠消除了查士丁尼的疑慮，猜忌之心很快平息，但是很快就被公眾對貝利薩留的感激再度燃起不滿。

羅馬世界的第三位阿非利加努斯獲得凱旋式的榮譽，慶典場面之隆重，君士坦丁城市的市民前所未見。自提比略統治以來，古代的羅馬只有歷朝的愷撒所指揮的百戰百勝雄師才夠得上這種資格。
[226]

 遊行的隊伍從貝利薩留居住的府邸出發，經過主要的街道，抵達橢圓形競技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像是在報復根西裡克施加的傷害，洗刷羅馬人所受的恥辱。遊行展示出從所征服民族那兒掠奪的財富，都是一些代表軍事勝利和奢侈生活的戰利品，像是貴重的胄甲、黃金的寶座、汪達爾王后在儀式中使用的車駕、皇家宴會的巨大傢俱、耀眼的寶石、造型優雅的雕像和花瓶、成堆的黃金錢幣，還有猶太神殿的聖器，這些聖器在經歷漫長時日的輾轉流離之後，被放入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堂受到尊敬。一長列最高貴的汪達爾人帶著無可奈何的態度，展現出高大的身材和英俊的面孔。傑利默步伐緩慢，身穿紫色的長袍，仍舊維持一個國王的尊嚴，沒有流出一滴眼淚，也沒有發出歎息的聲音。他的自負和虔誠從所羅門
[227]

 的詩句中，得到內心的安慰。他重複念著：「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謙虛的征服者沒有登上用四匹馬或四頭象拖曳的凱旋式的戰車，而是步行走在英勇同伴的前面，他的謹慎在於婉拒對臣民而言太過招搖的榮譽，寬廣的胸襟鄙視為邪惡暴君所嫉恨的虛名。光榮的隊伍在元老院和人民的歡呼聲中，進入橢圓形競技場的大門，在皇帝和皇后的寶座前停下來。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莊嚴地坐著，接受被俘的國王和勝利的英雄向他們表示效忠。他們採用習慣的膜拜儀式，全身趴在地上用嘴親吻國君的腳凳，那是一位從未拔劍上陣的君王，以及一個在劇院表演舞藝的娼妓。根西裡克的孫兒接受了一連串的打擊，才改掉固執的脾氣；但即使是在奴顏婢膝的環境裡成長，才氣縱橫的貝利薩留想必也會在暗中嫌惡君王的做派。他在次年被擢升為執政官(公元535年1月1日)，就職典禮那天舉行了第二次盛大的凱旋式。他的象牙官椅由汪達爾人俘虜背負在肩上，各種戰利品、金製的酒杯、貴重的馬具都毫不珍惜地丟給群眾。

但是貝利薩留認為對他最誠摯的賞賜，是他立下莊嚴的誓言與汪達爾國王簽訂的條約，皇帝決定要忠實執行。傑利默信奉阿里烏斯教教義，出於宗教的顧慮和限制，故無法被授予元老院議員或大公的位階。皇帝贈送給他位於加拉太行省龐大的產業，遜位的國君帶著家人和朋友退隱，過著平靜優渥甚或稱心如意的生活。
[228]

 赫德裡克的女兒們因為年幼和不幸，受到特別慈愛和友善的照應。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負起責任，教養狄奧多西大帝的女性後裔，使她們享受世間的榮華富貴。勇敢的汪達爾青年被分發到5個騎兵中隊，受到他們的恩主收養，參加波斯戰爭，為祖先贏得光榮的名聲。這些少數的例外只是他們出身或英勇的報酬，不足以說明整個民族的命運。在這次為時短暫而又犧牲不大的戰爭之前，他們的總數超過60萬人。等到他們的國王和貴族遭到放逐以後，受到奴役的群眾為了換取安全，只有棄絕民族的習俗、宗教和語言，墮落的後代在不知不覺中與阿非利加普通的臣民混雜在一起。甚至就是到了近世，在摩爾人部落之中，好奇的旅客還能發現北方族群的白皙膚色和淺黃頭髮。
[229]



以前的人相信，有些勇敢的汪達爾人不願接受羅馬人的統治，也不讓羅馬人知曉他們的下落，情願在大西洋與世隔絕的海岸，過著自由自在的日子。阿非利加過去是他們的帝國，現在卻成為了他們的監獄，他們不想也不願回到易北河的兩岸。那些缺乏冒險精神的同胞，仍舊在祖國的森林裡漫遊。懦夫不可能越過未知的大海和心懷敵意的蠻族所構成的障礙；勇士也不可能當著同胞的面顯示出自己的無能和失敗，描述在他們手中喪失的王國，要求一分卑微的繼承權利，因為在他們過好日子時，曾經幾乎異口同聲主動放棄了繼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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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易北河與奧得河之間的國土上，有些人口稠密的盧薩提亞村莊居住著汪達爾人，仍舊保持他們的語言、習慣以及純正的血統，勉強忍耐撒克遜人或普魯士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毫無怨尤地秘密和自願對古老國王的後裔效忠，雖然他現在的裝束和命運與最卑賤的家臣並無差別。
[231]

 從這些吃盡苦頭人民的姓氏和職業可以知道，他們與阿非利加征服者有共同的血源。但是他們使用斯拉夫方言這一點，更清楚地顯示出他們是新殖民區的殘餘人員，是汪達爾人真正的後代，只是在普羅科皮烏斯時代已經星散開來或完全絕滅。
[232]




 八、所羅門擊敗摩爾人及哥特人保持中立的態(534—620 A.D.)

要是貝利薩留受到別人的影響，稍為延遲他那表示忠誠的行動，沒有急著趕回君士坦丁堡，那麼他應該會據理力爭，要把阿非利加從比汪達爾人更野蠻的敵人手中救出來，將之作為他無可旁貸的責任，甚至會將皇帝的反對也拋諸腦後。摩爾人的起源和先世無人知曉，他們沒有使用文字
[233]

 ，居留的疆域也無法精確標定。利比亞的牧羊人在一望無垠的大陸上自由通行，季節和草原的變遷律定了他們的遊牧活動。簡陋的木屋和少量的傢俱就跟他們的武器、家人和牲口一樣，非常容易搬動運走。他們放牧的家畜包括羊、牛和駱駝。
[234]

 羅馬人的權勢威鎮四方，他們為了表示尊敬，與迦太基和海岸地區保持相當距離。等到汪達爾人的統治力量日益衰弱，他們就侵犯努米底亞的城市，佔領從丹吉爾到愷撒裡亞的濱海地帶。他們在拜占修姆這個富裕的行省到處開設營地，所有行為獲得豁免，不被懲處。貝利薩留靠著強大的實力和巧妙的手段，確保摩爾人君王的中立，使得他們產生虛榮的心態，渴望獲得以羅馬皇帝名義賞賜的王室尊榮。
[235]

 摩爾人對事件竟能快速得到解決感到驚異，征服者率領大軍現身使他們喪膽，但是貝利薩留即將離開，野蠻和迷信的民族立刻消除了心中的憂慮。摩爾人都有很多妻室，就是提供年幼的兒子作為人質，也不會在心中產生絲毫顧忌。

當羅馬人的將領正在迦太基的港口揚帆返國時，聽到從絕望的行省發出的哭聲，幾乎看到城市上方冒出的火焰。然而他堅持原先所做的決定，把他的衛隊留下一部分，用來增援實力薄弱的城防部隊。他很放心將阿非利加的指揮權交給宦官所羅門
[236]

 ，後來證明宦官確實名不虛傳，有資格接替貝利薩留遺留的任務。在摩爾人第一次的入侵行動中(535 A.D.)，羅馬有幾個分遣隊及兩位優秀的軍官受到奇襲，並被截斷退路。所羅門迅速集結部隊，從迦太基向這片國土的內陸腹地進軍，在兩次重要的會戰中殲滅6萬蠻族。摩爾人全靠人多勢眾、行動飄忽以及難以通行的山區，同時他們騎乘駱駝，那種動物的外貌和氣味，據說會給羅馬人的騎兵帶來困擾。
[237]

 但是等到羅馬騎兵接到下馬的命令，他們開始用行動嘲笑這些不夠資格的障礙。一旦各縱隊登上小山展開陣型以後，摩爾人那些全身赤裸的烏合之眾，被閃爍的武器和有規律的射擊弄得眼花繚亂，看來女預言家的威脅之言又要再度實現，那就是摩爾人會被沒有鬍鬚的對手所擊潰。

勝利的宦官從迦太基進軍，行程長達13天，開始圍攻山城奧拉修斯
[238]

 這個重要的據點，同時也是努米底亞風景優美的園地。成列的山丘是阿特拉斯大山的一條支脈，整個地區的外圍有120英里長，變化多端的土壤和天候極其罕見，中間是山谷和高原，四周環繞著繁茂的草地和清澈的溪流，水果味美而且極其碩大。環境美好而人跡罕至之地有蘭伯撒
[239]

 的廢墟作為裝飾，這是一個軍團過去駐防的羅馬城市，曾經有4萬居民。供奉埃斯科拉庇斯的愛奧尼亞式神廟，四周圍繞著摩爾人的茅舍；牛群在競技場中吃草，在科林斯式石柱的陰影下休息。一座垂直陡峭的山巖聳入雲霄，阿非利加的君王將妻妾和財寶存放在上面。

阿拉伯人有句人所共知的諺語：「奧拉修斯山城有懸崖和悍民，誰人膽敢攻擊，定會玩火焚身。」宦官所羅門竟發起了兩次極為艱巨的冒險行動，第一次帶著幾分羞辱退兵，第二次幾乎耗盡精力和糧草，如果不是部隊發揮大無畏的勇氣，一定又要再度後撤。他們使摩爾人感到無比驚異，竟然能奮不顧身爬上高山，攻擊敵人的營地，最後佔領吉米尼亞山巖的絕頂。他們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城堡，用來鞏固這個被征服的要地，提醒蠻族在此地被羅馬人擊敗。所羅門繼續行軍向西方追擊，毛裡塔尼亞的西提芬是喪失已久的行省，現在又重歸羅馬帝國的版圖。摩爾人戰爭在貝利薩留離開以後又延續了幾年，雖然他把勝利的桂冠放置在忠誠部將的頭上，但公正地說，這依然要歸因於他自己的勝利。

過去的失敗累積經驗，個人可能因年齡的增長而獲得改正的機會，但是就人類整體而言，經驗對後代很少產生警惕的作用。古代的民族根本不顧慮彼此的安全，結果被羅馬人各個擊破，難逃奴役和羞辱的命運。這些可怕的往事應該能給西方的蠻族一些教訓，使他們及時達成協議組成聯盟軍隊，如此才能對抗查士丁尼併吞四海的勃勃野心。然而同樣的錯誤一再重犯，產生類似的結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哥特人感覺不到迫近的危險，帶著漠不關心甚或幸災樂禍的心情，袖手旁觀汪達爾人的迅速覆滅。

皇室家族無子，特德斯是一位作戰驍勇而且權勢極大的酋長，他登上了西班牙的寶座，以前他曾用狄奧多里克和他那年幼孫兒的名義進行統治。西哥特人在特德斯的指揮之下圍攻休達的城堡，位置在阿非利加的海岸。就在他們遵奉安息日的規定，平靜進行禮拜活動時，城鎮突然出擊，使營地在虔誠奉獻時刻的安全受到侵犯。國王本人幾經困難和危險，方從褻瀆神聖的敵人手中逃脫。沒過多久，霉運當頭的傑利默派遣一名求救的使臣，懇請西班牙王國對他的苦難施以援手，才使特德斯的尊嚴和憎恨獲得滿足。他並沒有用莊重的神情發出慷慨和明智的指示，而只是一味敷衍使臣，直到獲得告知說迦太基已經淪陷，這時他用含混和藐視的規勸打發使臣離開，要他們到自己的故鄉去尋找援助，只有他們的族人真正熟悉汪達爾人的狀況。

意大利戰爭曠日持久，使西哥特人遭受懲罰的時間得以向後拖延。特德斯在嘗到錯誤政策所產生的苦果前，已經閉眼離開人世。西班牙的王位繼承引起一場內戰，實力較弱的競爭者懇求查士丁尼的保護，在野心的驅使下簽署了一紙聯盟協定，對這個國家的獨立和幸福造成嚴重的傷害。有幾個位於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城市，被交給羅馬帝國的部隊駐守，以後這些部隊拒絕撤離，看來這些保證物既能提供安全也能支付報酬。他們從阿非利加獲得長久的供應，來加強防衛的力量。東羅馬帝國維持這些易守難攻的駐地，目的是要在蠻族中間煽起內部和宗教的黨派對立，造成混亂的有利情勢。在西班牙王國拔除這些眼中釘之前，70年的光陰轉瞬而過(550—620 A.D.)。皇帝之所以要保持部分遙遠而無用的領地所有權，只是為了滿足虛榮心，把西班牙算成他們的行省，將阿拉裡克的繼承人列入諸侯的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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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意大利的哥特人所犯的錯誤，比起西班牙的同宗弟兄更不可原諒，受到的懲罰也更為迅速而可畏。出於私人報復的動機，他們使最危險的敵人能夠毀滅他們最有價值的盟友。偉大的狄奧多里克有一位姐妹被許配給阿非利加國王特拉斯蒙德，將西西里的利利巴厄姆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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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嫁妝轉交給汪達爾人，同時有1000名貴族和5000名哥特士兵組成軍隊的行列，用來隨護阿馬拉弗麗達公主。他們曾在摩爾人戰爭中大顯身手，但卻高估了自己建立的功勳，或許是汪達爾人故意忽略。他們用羨慕的眼光看待這個國家，對於阿非利加的征服者抱著藐視的心理。但是汪達爾人為了預防確有其事或純屬虛構的謀逆事件，採用屠殺的手段將這些哥特人全部消滅。哥特人的力量受到壓制，被囚禁的阿馬拉弗麗達隨之悄悄去世，死因讓人感到可疑。卡西多里烏斯用雄辯的文辭譴責汪達爾宮廷，說他們犯下殘酷的罪行，為天理國法所不容。但是他用國君名義威脅的報復行為，卻被敵人大肆嘲笑，因為阿非利加一直受到海洋的保護，哥特人沒有海上作戰的能力。悲痛和憤怒使他們盲目，沒有能力分析當前的情況，帶著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羅馬大軍的來臨，用西西里的港口接待貝利薩留的艦隊。讓人吃驚的信息傳來，使人感到歡愉的同時也引起哥特人的警惕，汪達爾人遭到報復的程度已經超過他們的希望，甚至令人無法想像。皇帝獲得阿非利加王國，對他們的友情應有所虧欠，哥特人也合理地推測，他們有權重新獲得那塊貧瘠的岩石地區，利利巴厄姆過去是當作嫁妝才從西西里島割讓出去。貝利薩留傲慢的告示立即讓他們瞭解了實情，心中的悔恨不僅太晚，也不能產生作用(534 A.D.)。羅馬將領說道：

利利巴厄姆這座城市和海岬屬於汪達爾人，現在我以征服者的身份提出主權要求。你們的歸順會獲得皇帝的嘉許，抗拒則會激起他的不快，必然引發戰爭，帶來毀滅。要是你們逼得我們動武，戰爭的後果不僅是要求一個城市的所有權。如果你們反抗偉大皇帝的合法統治，連帶所有行省都會受到波及。

但凡是一個有20萬士兵的民族，對於查士丁尼和他的部將發出的恫嚇言辭都會一笑置之，但是意大利瀰漫著爭執和不滿的風氣，哥特人帶著無可奈何的神情，支持有傷尊嚴的女性統治。


 九、阿馬拉桑夏王后的統治作為和失權被殺(522—535 A.D.)

阿馬拉桑夏是意大利攝政和王后，她的出身把蠻族最顯赫的兩個世家聯繫在一起。母親是克洛維的妹妹，墨洛溫家族長發國王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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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在阿馬利人的王室譜系中名列第11代，也就是偉大的狄奧多里克，憑著他建立的功勳，就是平民出身也會獲得尊貴的地位。由於性別的原因，她無法登上哥特王座，但是狄奧多里克出於對自己的家庭和人民的愛護，經過一番努力以後，總算從皇家的譜系中找到唯一的繼承人，這位繼承人的祖先過去在西班牙得到庇護。幸運的尤塔裡克突然被擢升到執政官和君王的位階，獲得美麗的阿馬拉桑夏和繼承王位的希望，但很快他就撒手人寰。等到她的丈夫和父親全都過世後，這位寡婦成為她的兒子阿薩拉裡克和意大利王國的監護人。她在28歲時，身心的稟賦都達到最成熟的程度。她具有男性般的直覺、活力和果斷，她的美貌更是光輝奪目。狄奧多拉一直在擔心，東部皇帝的征戰是為了得到這位美人。

教育和經驗培養了阿馬拉桑夏的才智，哲學的研究使她不會愛慕虛榮，雖然她對希臘語、拉丁語和哥特語全都能運用自如，但是狄奧多里克的女兒在國務會議中從不輕易發言，保持戒慎恐懼和不動聲色的態度。她忠實效仿父親的德性，使得她的統治能令國家恢復繁榮興旺的局面。同時她盡力改正父親晚年的愆尤，抹去令人反感的回憶，對於波伊西烏斯和敘馬庫斯的子女，恢復他們繼承父親遺產的權利。她的天性慈悲為懷，從來不願對羅馬臣民施以肉體或金錢上的懲處，對於哥特人的喧囂則用寬厚的心胸漠然視之。然而過了40年以後，哥特人仍舊把意大利的人民當作奴隸或敵人。她用智慧推行有益於國計民生的舉措，卡西多里烏斯用雄辯的詞句極力推崇。她懇求並獲得了皇帝的友誼，歐洲的王國無論是和是戰全都尊敬哥特君主的威嚴。但王后和意大利未來的幸福，有賴於她的兒子所受的教育。他從出生就已經命中注定，必須承擔兩種完全不同的職位，也就是身兼蠻族營地的酋長和文明民族的最高官員。阿薩拉裡克從10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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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安排了明師悉心傳授他學識與技藝，這些對於羅馬君王而言具有實用的價值或僅起到修飾的作用。三位德高望重的哥特人被挑選出來，把榮譽和德行的原則灌輸進年輕國王的心田。但是身為學生的他無法感受教育帶來的裨益，反而憎恨教育施加的約束。母后的期望太高，以致表現得焦慮不安和過分嚴厲。她的兒子和臣民都具有粗野不羈的天性，難免令人產生反感。

在一次莊嚴的節慶中，哥特人聚集在拉文納的皇宮中，皇家青年從母親的寢宮裡逃跑出來，流著驕縱和憤怒的眼淚，抱怨他因不聽話而受到重責。蠻族憎恨這種有傷尊嚴的行為，認為已經侮辱了他們的國王，指控攝政陰謀要傷害他的性命，奪取他的王冠；同時提出專橫的要求，必須從婦女和腐儒那種鬼祟的控制之下，把狄奧多里克的孫兒拯救出來，讓他像勇敢的哥特人一樣與同輩一起接受教育，只有這樣才能夠繼承祖先光榮的無知。這些粗魯的叫囂在糾纏不休以後，成為民族的呼聲，阿馬拉桑夏被迫放棄自己的主張以及內心最熱愛的意願。自暴自棄的意大利國王放縱於醇酒、女色和遊獵，忘恩負義的年輕人帶著不知謹慎的藐視之心，洩露了他的親信和母親的仇敵所策劃的毒計。阿馬拉桑夏在國內敵人環伺之下，與查士丁尼皇帝進行秘密磋商，獲得保證會受到友好的接待，她已把價值4萬磅黃金的財產，存放在伊壁鳩魯的狄拉奇烏姆。要是她安靜遠離蠻族的派系傾軋，退隱到和平與堂皇的君士坦丁堡，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名聲和安全，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阿馬拉桑夏的胸中燃起野心和報復的怒火，她把船隻停泊在港口，等待一件罪行的成功實施，當然就她的立場來看那是正義的制裁。她把3個最危險的異議人士，用信任和便於指揮作借口，分別調到意大利的邊界，然後派出個人的密使將他們刺殺。這些尊貴的哥特人流出的血，使得國母在拉文納宮廷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但也引起一般人民的憎惡。但是如果她為自己兒子的身體不適感到煩惱，那麼她很快就會為無可挽回的損失而痛哭失聲。16歲的阿薩拉裡剋死於飲酒過量，使她無法得到任何堅實的支持和合法的權威。

王位的傳承不能從長矛交給紡桿，是這個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之一。狄奧多里克的女兒想用一個不切實際的計劃，來規避這個限制條件，那就是與她一位表兄弟分享王室的頭銜，然後把最高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後者表現出極為尊敬和感激的態度，接受了這個建議。雄辯的卡西多里烏斯在元老院提出報告，並且知會東部的皇帝，阿馬拉桑夏和狄奧達圖斯登上意大利的寶座。就後者的身世來說，使用這個頭銜還不夠資格(他的母親是狄奧多里克的姐妹)，阿馬拉桑夏的選擇強烈表現出她藐視他的貪婪和怯懦，這也使他無法獲得意大利人的敬愛和蠻族的尊重。但是狄奧達圖斯被他應得的輕視所激怒，阿馬拉桑夏的正直令她阻止和指責他以高壓對付託斯卡納的同胞。哥特人的掌權者們因罪行和憤恨聯合起來，陰謀煽動他那猶豫而怯懦的性情。祝賀阿馬拉桑夏登上寶座的賀函剛發出，意大利的女王就被軟禁在博爾塞納湖的小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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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很短期間的拘留以後，被勒死在浴室裡(公元535年4月30日)。這一行動即使不是新國王下的命令，也得到新國王的默許，他教導喜歡暴動的臣民如何殺死他們的統治者。


 十、貝利薩留遠征西西里及狄奧達圖斯的示(534—536 A.D.)

查士丁尼以歡愉的心情冷眼旁觀哥特人的爭執不和，作為出面調停的盟友，征服者隱藏起自己日益高漲的野心。他的使臣在公開覲見時，對哥特人提出的要求是讓出利利巴厄姆的城堡，遣返10個逃亡的蠻族，以及對在伊利裡亞邊境一個小鎮發生的搶劫事件要支付合理的賠償。不過使臣私下與狄奧達圖斯談判，要他出賣托斯卡納行省，使臣同時慫恿阿馬拉桑夏，要從危險和混亂之中脫身，必要時可以放棄意大利王國。受到囚禁的女王處於無可奈何的狀況下，只得在一封偽造而且諂媚的信件上簽名。送信到君士坦丁堡的使臣是羅馬元老院的議員，將阿馬拉桑夏陷於悲慘處境的事實透露給皇帝。查士丁尼立刻派出一名新使臣，當面交代要使用一切辦法，盡量為她的生命和自由向狄奧達圖斯說項或者求情。然而這位大臣也接到冷酷而嫉妒的狄奧多拉的秘密指示，女皇害怕這位美麗的敵手有天會來覲見。這名使臣用充滿欺騙性和曖昧的話語暗示，處決一個罪犯對於羅馬人有很大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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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使臣接到她死亡的信息，就表示出悲傷和氣憤的樣子，以君王的名義公開提出指責，要進行神聖的戰爭，對付不忠不義的兇手。

在意大利和在阿非利加一樣，篡奪者的罪行使查士丁尼師出有名。但如果不是靠著一位英雄的名聲、精神和能力，使得原本微薄的兵力能夠增加數倍，僅就皇帝所準備的兵力，根本無法滅亡一個實力強大的王國。貝利薩留的衛隊由一支精選的部隊擔任，全部配發坐騎，使用的武器是長矛和圓盾，寸步不離追隨在他的身邊。他的騎兵部隊是由200名匈奴人、300名摩爾人和4000聯盟軍組成，步兵只有3000名伊索裡亞人。採用上次遠征的航行路線，羅馬的執政官在西西里的卡塔納外海停泊，探查這個島嶼的軍備實力，好決定是加以征服，還是擺出和平的姿態，繼續向阿非利加海岸進發。他發現這是一個物產豐饒的地區，人民非常友善，雖然農業已經衰落，但西西里仍舊運送穀物供應羅馬。當地沒有營舍和駐軍，歡悅的農夫可以免於壓迫和勒索。哥特人把島嶼的防務托付給居民，等到他們的信任被忘恩負義地出賣，難免要抱怨幾句。島上的民眾並沒有乞求或是期望意大利國王給予援助，他們在羅馬人第一次召喚時就表示心悅臣服地歸順。

這個行省是布匿戰爭中最早獲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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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長期的分離，重新回到羅馬帝國的懷抱。只有巴勒摩的哥特人守備部隊還在抵抗，但貝利薩留採用獨特的策略，縮短圍攻的時間，使他們很快投降。貝利薩留指揮船隻開進港口，抵達最深入的地點，將繩索和滑輪裝在最高的桅桿頂端，然後把弓箭手拉到上面，在這個居高臨下的位置可以控制城市的防壁，作戰很容易獲得勝利。征服者領導獲勝的隊伍進入敘拉古，沿路向民眾拋撒金幣，這天正好是他光榮結束執政官任期的日子(公元535年12月31日)。

貝利薩留在古代國王的宮殿度過冬季，現存的遺址是希臘的殖民地，曾經擴展到周圍22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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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年春天復活節前後，阿非利加的部隊發生了危險的叛變，使得原定計劃的準備工作為之中斷。貝利薩留率領1000名衛隊突然登陸，迦太基因他的親臨免於刀兵之災，2000名原來在旁觀風望色的士兵，馬上回到老長官的旗幟之下。於是他毫不猶豫地進軍50英里，帶著憐憫和藐視的神情去尋找敵人。8000名叛軍聽到他的到來無不大驚失色，在他開始攻擊後就潰敗。要不是征服者火速被召回西西里，這場名聲不彰的勝利就會恢復阿非利加的和平。因為他不在營地，所以才引起一場暴動，亟待他去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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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紀和抗命是那個時代很常見的亂象，有才者下令，有德者從命，這種理想只存於貝利薩留心頭。

雖然狄奧達圖斯(534年10月—536年8月)出身於英雄世家，但是他對兵法一無所知，一聽到戰爭就感到厭惡。雖然他研究柏拉圖和圖利的著作，但哲學無法淨化他的心靈使之免於慾念、貪婪和畏懼的玷污。他用忘恩負義和謀殺的手段獲得權杖，等到敵人厲聲恫嚇，就自貶帝王及國家的尊嚴。就是自己的同胞，後來也棄他如敝屣。他對傑利默的先例感到驚慌不已，害怕有一天也被鏈條拖過君士坦丁堡的街道。貝利薩留已經使他惶惶不可終日，拜占庭的使臣彼得更是危言聳聽。這名大膽而又狡猾的說客勸他簽訂一項條約，內容太過可恥，無法成為長久和平的基礎。條約裡規定：羅馬人民在向君王歡呼時，皇帝的名字在國王的前面受到讚頌；只要狄奧達圖斯豎立銅像或是大理石像，就要把查士丁尼神聖的畫像放在雕像的右邊；除非意大利的國王提出懇求，皇帝不會授予他元老院的榮譽位階；未經皇帝的同意，不准對教士或元老院議員執行死刑或籍沒的判決。懦弱的國君放棄西西里的主權，為了表示順從，每年呈獻一頂重達300磅的金冠。在他的統治者提出需求以後，要派遣3000名哥特協防軍為帝國服役。

查士丁尼的使臣表現出色，對這些額外的讓步感到滿意，就急著趕到君士坦丁堡去表功。但等他剛返回阿爾巴的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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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急的狄奧達圖斯馬上召見他。國王和使臣的對話，表達很簡明扼要，值得節錄如下：

「就你的看法，皇帝會批准這項條約？」

「或許。」

「要是他拒絕，會產生什麼後果？」

「戰爭。」

「這種戰爭公平合理嗎？」

「那當然，每個人都按自己的原則採取行動。」

「你的意思怎麼說？」

「您是位哲學家，查士丁尼是羅馬皇帝。柏拉圖的門徒因為私人的爭執，竟然要幾千人流血犧牲，非常不恰當；奧古斯都的繼承人為了辯護自己的權利，可以用武力恢復帝國的古老行省。」

這些道理沒有什麼說服力，但足以使狄奧達圖斯嚇得兩股戰戰。他立刻提出最後的出價，少到只要提供相當於4.8萬英鎊的退位補償，他就放棄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王國，然後將剩餘的時日花費在哲學和農業上。他將兩份條約交到使臣手中，使臣發下並不可靠的誓言，同意在第一份條約遭到皇帝拒絕之前，不會拿出第二份條約。事態的發展很容易預見，查士丁尼要求並且接受哥特國王的遜位。他那不屈不撓的使臣帶著詳盡的指示，從君士坦丁堡回到拉文納，帶來一封懇切的書信，讚許皇家哲學家的智慧和氣量，同意他所要求的補償金，保證給予他作為臣民和基督徒享有的榮譽，而且很明智地指出，要把條約最後的執行，交託給負有全權的貝利薩留。但是在這懸而未決的期間，兩位羅馬將領進入達爾馬提亞行省，被哥特部隊擊敗，並且遭到殺害。狄奧達圖斯自認不再處於盲目而可憐的絕望境地，反覆無常的個性則使他的心態變得傲慢而不可理喻，真是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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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士丁尼的使臣要求他履行承諾，他竟敢以威脅和藐視對待使臣。他現在懇求臣民奉獻出他們的忠誠，勇敢宣示他的地位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權。貝利薩留的進軍驅散了這些虛幻的驕縱心理，第一次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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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西西里降服以後，普羅科皮烏斯說在哥特戰爭的第二年，大軍開始入侵意大利。


 十一、貝利薩留進軍意大利光復那不勒斯和羅(537 A.D.)

貝利薩留在巴勒摩和敘拉古留下足夠的守備兵力，其餘部隊在梅西納上船，到對岸的雷吉烏姆登陸，沒有遭到抵抗。埃柏摩爾是一位哥特君王，他娶了狄奧達圖斯的女兒，率領一支軍隊防守意大利的門戶，完全拿統治者做榜樣，於公於私都已背棄應盡的責任而毫無羞愧之心。他帶著隨從到羅馬人的營地去輸誠，被送到拜占庭宮廷去享受奴僕的榮譽。貝利薩留的軍隊和艦隊從雷吉烏姆到那不勒斯，沿著海岸前進300英里，一直保持相互可見的距離。布魯提烏姆、盧卡尼亞和坎帕尼亞的人民，痛恨哥特人的氏族和宗教，支持貝利薩留出兵的義舉，借口則是城牆都已毀壞，根本無法防守。士兵在貨物充裕的市場公平地交易，只有好奇心才使居民不願過和平的生活，拋棄農夫和工匠的職業去從軍。那不勒斯發展成為面積廣大而又人口稠密的首府，長久以來堅持希臘殖民地的語言和習俗，維吉爾將其作為自己的隱退之地，使得此城平添一分高雅，吸引許多愛好寧靜生活和研究學問的人士，離開烏煙瘴氣和銅臭熏人的羅馬。
[252]

 貝利薩留等到完成了陸地和海上的包圍，立刻接見當地人民組成的代表團，他們勸他不要為征服無用之地而浪費兵力，應該在戰場與哥特國王決一勝負，等到他獲得勝利成為羅馬的統治者，所有的城市都會迎風而降。羅馬人的首領帶著傲慢的笑容回答道：「當我接見敵人的時候，通常是給予忠告而不是接受建議。要知道我能帶來無可避免的毀滅，也能賜予和平與自由，西西里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貝利薩留無法忍受頓兵日久的拖延，迫得他只能開出最寬大的條件，並以他的榮譽作為擔保。那不勒斯分為兩個派系，希臘式的民主被演說家所煽動，他們帶著幾分銳氣向群眾說明實情，那就是哥特人會懲罰他們的背叛，同時貝利薩留必須尊重他們的忠誠和勇氣。不過，市民並不能完全自行做主，有800名蠻族控制著城市，為了確保他們的忠誠，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被留在拉文納。另外，猶太人抱著勢不兩立的宗教狂熱要反抗查士丁尼絕不寬容的法律，他們的人數眾多而且雄於資財。後來過了很多年，測出那不勒斯的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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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有2363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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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城堡工事為懸巖和海水所保護，就算是供水渠道被截斷，水井和山泉也可以供應飲水，儲備的糧食足夠使圍攻部隊因為曠日持久而喪失耐性。

經過了20天以後，貝利薩留幾乎陷於絕境無法可施，只有安慰自己，放棄圍攻是為了長遠的打算，自己一定要在冬季來臨以前，進軍羅馬去征討哥特國王。但是他的焦慮很快獲得解決，有一個大膽的伊索裡亞人生性好奇，他在探勘供水渠道的乾涸管路以後回來秘密報告，如果在裡面鑿開一條通道，全副武裝的士兵排成單列，可以直抵市區的中心。當這一任務被暗中執行時，仁慈為懷的將領冒著被發現秘密的危險，最後還要對他們提出沒有效果的勸告，要他們注意面臨的危險。在一個漆黑的夜晚，400名羅馬人進入供水渠道，把繩索綁在一棵橄欖樹上，攀援而下進入一位獨居貴婦人的花園，然後吹響他們的號角，使全城陷入混亂之中，突襲哨兵，引導在四周爬登城牆的同伴進入市內，撞開城市的大門。任何一樁會被社會正義懲罰的罪行，都被視為戰爭的權利，匈奴人殘酷和褻瀆的行為更是令人髮指。貝利薩留單獨前往那不勒斯的街道和教堂，用規勸的言辭來緩和他所預見的災難。他一再地大聲呼籲：

金銀財物是你們勇敢的報酬，但是要饒了這些居民，他們是基督徒，他們是哀哀乞求的人，他們現在是你們的同胞。把孩童還給他們的父母，把妻子還給他們的丈夫，即使他們以前頑固拒絕我們的友誼，我們還是要像朋友那樣表現慷慨的氣量。

征服者的德性和權威使城市獲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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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那不勒斯人回到自己的家中，慶幸有些埋藏的財物未被搜走，能夠得到一點慰藉。蠻族的守備部隊全部被收編為帝國服役。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厭惡哥特人的存在，承認征服者的主權，得到解放。貝利薩留的歷史學家帶著好奇心，敘述卡利多尼亞野豬的長牙，現在仍保存在貝內文圖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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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忠誠的士兵和市民期望獲得一位君王的解救，然而他卻毫無動靜也漠不關心，坐視他們遭到毀滅的命運。狄奧達圖斯留在安全的羅馬城內，這時他的騎兵部隊沿著阿庇安大道前進40英里，在龐普廷沼澤附近紮營，後來這處沼澤用一條19英里長的運河將水排干，成為非常優良的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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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人的主力分散在達爾馬提亞、威尼提亞和高盧，國王受到預言的影響，見到事件的發展彷彿看到了帝國的覆滅，懦弱的心靈感到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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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卑鄙的奴隸控告可憐主子的罪孽或軟弱，一群自由而閒散的蠻族，基於利益和權力的考量，對狄奧達圖斯的職責進行嚴格的審查，最後認定他配不上他的種族、他的國家和他的王座。這群人的將領維提吉斯(公元536年8月—540年)在伊利裡亞戰爭中，憑借作戰驍勇脫穎而出，現在安坐在盾牌上面，被戰友舉起來，接受大家同聲歡呼加冕為王。群眾開始發出喧囂的吵鬧，被迫下台的國王趕快逃走，免得受到正義的制裁。他因為私人的仇恨而被追捕，有一個哥特人因為愛情受到他的羞辱，在弗拉米尼亞大道追上狄奧達圖斯，對於他那毫無男子氣概的哭叫充耳不聞，趁他匍匐在地時殺死他，就像奉獻在祭壇前面的犧牲(歷史學家是這麼說的)。

人民的選擇對統治者而言是最美好也是最純潔的頭銜，然而這就任何時代而言都是一種偏見。維提吉斯急著趕回拉文納，要從不怎麼情願的阿馬拉桑夏女兒手中，攫取一些可掩人耳目的繼承權利。全民大會立刻召開，新登基的國君要緩和蠻族急躁的氣焰，只能採取有損榮譽的措施，前任國王的過失，如今反而變成了審慎明智而且確有必要的行為。哥特人決定勝利的敵軍一旦現身就馬上撤退，力求拖延到明年春天再發起攻勢。同時，他們召回已經分散的兵力，放棄在遙遠地區的所有權，甚至將羅馬城的存亡寄望於當地居民的忠誠。萊德裡斯是一位年長的武士，率領4000名士兵留在羅馬，這支實力微薄的守備部隊沒能力反抗羅馬人的意願，只能用熱情支持他們的行動。羅馬居民的內心深處，在剎那間激起宗教和愛國的洶湧狂濤，他們憤怒地宣佈，使徒的寶座不再為阿里烏斯教派的勝利或寬容所褻瀆，愷撒的墓地不能再遭受北方蠻子的踐踏。然而他們並沒有再深入地考量，意大利將會淪落為君士坦丁堡的行省；只是一廂情願地高呼，要恢復羅馬帝國，進入自由和繁榮的新時代。一個由教皇和教士、元老院和人民組成的代表團，邀請查士丁尼的部將接受他們發自內心的忠誠，為了接待他的駕臨，這座城市已經敞開大門。

等到在新征服的那不勒斯和庫米完成防務，貝利薩留立即開拔來到20英里外的武爾圖努斯河岸，注視著昔日繁華付諸流水的卡普阿，在拉丁大道和阿庇安大道的交會處暫時停駐。羅馬監察官的工程在歷盡9個世紀的風霜侵蝕和不斷使用後，仍能保持原來的優美景象，在巨大而平整的基石上面找不到一道裂縫，這條實用而稍嫌狹窄的道路，竟能鋪砌得如此堅固。不過，貝利薩留選擇了拉丁大道，距離海岸和沼澤較遠，可以避開這個地區。他沿著高山的山腳前進了120英里，依然不見敵人的蹤跡。當他通過阿辛納裡亞門(公元536年12月10日)，守備部隊在未經抵抗的情況下離開，沿著弗拉米尼亞大道向北撤走。羅馬城在受到60年的奴役以後，終於從蠻族枷鎖中解救出來。只有萊德裡斯基於自負或不滿的心理，拒絕臨陣脫逃，哥特人酋長成為獲勝的戰利品，連同羅馬城的一把鑰匙，被送到查士丁尼皇帝的寶座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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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維提吉斯率軍圍攻羅馬和貝利薩留的出擊(537 A.D.)

頭幾天正好是古代的農神節，大家相互祝賀，舉行公眾的盛會。正統教會的信徒在沒有敵手的狀況下，準備慶祝即將來臨的基督生日。羅馬人在與這位英雄親切的談話中，見識到他所具備的美德，在歷史上他們的祖先身上倒是常見。貝利薩留接待聖彼得的繼承人時所表現出的尊敬態度，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啟示。他在戰爭中還能保證嚴格的紀律，使大家能安享寧靜和公正的福分。羅馬人頌揚他的部隊能夠迅速獲得勝利，佔領鄰近的地區，最遠到達納爾尼、佩魯西亞和斯波萊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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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老院、教士和不諳戰陣的民眾立刻就知道，貝利薩留馬上就要進行圍攻作戰，對抗哥特國家的龐大的軍事力量。維提吉斯的計劃在整個冬季推動得非常努力而且成效顯著。哥特人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從農村地區以及遠處的駐軍中，紛紛來到拉文納集結。在派遣一支軍隊前往拯救達爾馬提亞以後，還有15萬戰鬥人員在皇室的旗幟下作戰。

哥特國王按照手下的階級和功勳，分配馬匹和武器，贈送貴重的禮物，給予慷慨的承諾。他沿著弗拉米尼亞大道前進，對於佩魯西亞和斯波萊托不予理會，認為圍攻根本沒有必要，納爾尼難以攻破的山巖更是會讓進攻變得白費功夫，哥特人的軍隊到達離羅馬僅2英里的米爾維亞橋橋頭才停下來。狹窄的通道處修建有一座高塔被用來加強防禦的力量，在貝利薩留的計算中，這座橋的守備力量至少可以阻止敵人20天，事實上這是構建另外一座橋樑的時間，如果敵人打定主意要從這座橋樑突破，那還會浪費更多的時間。但實際的戰鬥中，守塔的士兵極為驚懼，不是逃走就是開溜，使他的願望無法達成，讓他陷入被圍攻的危險中。羅馬將領率領1000名騎兵從弗拉米尼亞門衝殺出去，更顯得這個優勢位置的重要，能夠俯瞰整個蠻族的營地。當他認為敵軍仍舊位於台伯河的另一岸時，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無數騎兵隊伍的包圍攻擊之中。意大利的命運與他存亡相依，投敵者指出他顯眼的坐騎，在那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他騎著一匹白面頰的棗色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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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到處聽到叫聲：「瞄準那匹棗色馬！」每張拉彎的弓，每根抓在手裡的標槍，全部對著最重要的目標投射。數以千計的人員在復誦和遵從這個命令，甚至連真正的動機都搞不清楚。那些更為勇敢的蠻族迎上前來用劍和矛進行肉搏戰鬥，一個敵人的讚許讓維桑杜斯死得光榮，他是掌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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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戰鬥在最前列的位置，最後身披13處傷口，或許是因死在貝利薩留手裡而能留名千古。

羅馬將領的體格強壯、行動機敏而且戰技高超，不論是步戰還是馬戰，使用哪種兵器，都可以從任何方向發出沉重而致命的一擊，忠勇的衛隊都拿他做榜樣，誓死保護他的安全。哥特人在損失1000人馬以後，全部逃開，不敢與這位英雄接戰。等到他們從營地傾巢而出，羅馬人受到優勢兵力的壓迫，開始緩慢後退，最後突然撤回城門之內，城門馬上關閉，免得有人藉機逃亡。這時全城籠罩在一片恐懼之中，傳出貝利薩留被殺的消息。他的面孔被汗水、塵土和血跡玷污得不成形狀，聲音完全嘶啞，體力耗盡，幾乎要虛脫，但是他那永不屈服的精神仍然存在，並將這種精神灌輸到戰友的身上。奔逃的蠻族能感受到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衝鋒，好像有一支勇氣百倍煥然一新的軍隊從城市裡攻打出來。弗拉米尼亞門敞開著，迎接一場真正的勝利。然而貝利薩留還要去巡視每一個據點，在確保公眾的安全以後，他的妻子和朋友才勸他，趕快進點飲食，休息一會兒，以恢復精神和體力。在戰爭的藝術更為精進的狀況下，一位將領像士兵那樣表現出奮不顧身的英勇，不僅沒有必要，也不應該有這種舉動。所以亨利四世、皮洛斯和亞歷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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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少見的楷模，貝利薩留也能有幸名列其間。

開戰不利遭到敵人迎頭痛擊以後，哥特大軍全部渡過台伯河，形成圍攻的態勢，直到最後撤離，圍城的時間延續達1年之久。不管想像力有多麼豐富，地理學家曾經很精確地測量，羅馬城的周長是12英里又345步，從奧勒良的愷撒到現代教皇和平而含糊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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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梵蒂岡這邊，周界的狀況一直沒有改變。但是在羅馬威鎮四海的時代，城牆內所有的空間都塞滿房舍和居民，人口稠密的郊區沿著大道向外延伸，有點像很多光線從中心點發射出去的樣子。兵燹之災橫掃這片花團錦簇的精華區域，留下滿目瘡痍的斷壁殘垣，就連羅馬七山也有部分受到波及。然而目前的羅馬可以根據軍事的需要，派遣3萬男丁進入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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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缺乏紀律和訓練，但是大部分已經習慣於貧窮的艱苦生活，能夠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家園和宗教。明智的貝利薩留不會忽略這一重要的資源，熱情和勤奮的民眾可以接替士兵的工作，睡眠的時候有人觀察敵陣的動靜，休息的時候有人輪班擔任各項勤務。他接受最勇敢和最窮困的羅馬青年志願從軍，市民所編成的連隊，有時進駐騰空的據點，原來的部隊已經被抽調去擔任更重要的任務。但是他真正的信心還是源於那群老兵，驍勇的隊伍已經減少到5000人，他們曾追隨他的旗幟參與波斯和阿非利加的戰爭。他帶領著數量讓人輕視的兵力，防守方圓12英里的土地，對抗有15萬蠻族的大軍。

貝利薩留整建或修復羅馬的城牆，有的地方還可以分辨出古老建築物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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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城區的防衛工事完成，只有平西安門和弗拉米尼亞門之間那道裂口現在仍舊存在，根據哥特人和羅馬人的看法，徒聖彼得會對其進行有效的護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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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牆上面的雉堞和城垛，形狀都被砌成尖銳的角度，有一道深而寬的塹壕保護防壁的基礎，位於城牆步道上面的弓箭手，獲得各種投射機具的支援。弩炮是一種大型的十字弓，能夠射出短而重的箭矢；石弩又稱野驢，運用投石器原理可以將巨大的石塊或彈頭投到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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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鐵鏈從台伯河上橫拉過去，供水渠道的拱橋形成最好的阻絕工事。哈德良的堤壩也是他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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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改建，第一次被當作城堡使用。這座古老的建築物裡安葬著安東尼的骨灰，圓形的塔樓從方形的基礎上面升起，表面是白色帕羅斯大理石，裝飾著神明和英雄的雕像。熱愛藝術的人士得知此事一定會歎息，普拉克西特勒斯或利西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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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品，從高聳的基座上被拖曳下來，被當成石塊砸在壕溝裡的圍攻敵人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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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利薩留指派部將防守每一座城門，下達明智而嚴格的指示，不論何處發生緊急狀況，只要堅守自己的崗位，要信任他們的將領會保護羅馬的安全。

哥特人強大的兵力不足以圍困整個龐大的城市，在14個城門中，從普林尼斯廷大道到弗拉米尼亞大道的7個城門，受到敵人的包圍攻擊。維提吉斯把他的部隊分駐6個營地，每個營地都用一道塹壕和防壁來加強防禦的力量。台伯河靠近圖斯坎這邊的河岸，在梵蒂岡原野或是原來賽車場的地點，哥特人安置第6個營地，主要目標是用來控制米爾維亞橋以及台伯河的水道。他們帶著虔誠的態度趨近相鄰的聖彼得大教堂，身為基督徒的敵軍在整個圍城期間，對使徒的門楣極為尊敬，從未侵犯。在過去羅馬戰無不勝的時代，只要是奉行元老院敕令進行遠地的征服，執政官會公開宣佈進入戰爭狀態，以莊嚴的儀式打開雅努斯
[272]

 神廟的大門，現在是內戰就認為沒有必要，而且新興宗教的建立取代了原有的儀式。但是雅努斯的青銅廟宇仍然矗立在羅馬廣場之上，神殿的規模只能容納神祇的雕像，雕像完全比照人類的造型，只有5肘尺高，但是有兩個面孔，分別對著東方和西方。雙重大門全是青銅打造，生銹的鉸鏈即使再用力也無法打開殿門，從這裡洩露出可恥的秘密，羅馬人仍然遵奉祖先的迷信。


 十三、哥特人攻城被羅馬人擊退及後續的作戰(537 A.D.)

圍攻的部隊費了18天的工夫，準備自古以來攻城所需要的器具。柴束被拿來填滿塹壕，雲梯用來攀登城牆，從森林裡砍伐巨大的樹木製造四具攻城撞車，鐵製撞頭可以增強衝擊的力量，用繩索懸掛在吊架上面，每具要用50個人來操作。高聳的木頭塔樓下面裝著輪子，或者墊上滾木可以移動，成為寬廣的平台，到達與城牆的防壁同一高度。到了第19天的早晨，從普林尼斯廷門到梵蒂岡全面發起攻擊，共有7路哥特大軍帶著各種器具展開攻城的行動。羅馬人在城牆的防壁上面列陣，帶著懷疑和焦灼的心情，傾聽主將興高采烈做出的保證。等到敵軍接近塹壕，貝利薩留射出第一支箭，靠著他的力量和技巧，貫穿位於隊伍最前列的蠻族首領。

讚頌和勝利的喊聲沿著城牆發出巨大的迴響。他拉弓射出第二支箭，百發百中的效果再度引起雷動的歡呼。羅馬將領下達指示，弓箭手要瞄準成隊的牛只，這些牲口立刻受到致命傷，留下拖曳的塔樓無法移動也就失去了作用，一時之間哥特國王費盡心血的計劃全部被打亂。哥特人的攻城之勢頓挫以後，維提吉斯假裝繼續進攻薩拉裡亞門，為的是要轉移敵人的注意。這時他的主力正在努力攻擊普林尼斯廷門和哈德良的墓塔，這兩個位置相距3英里：前者靠近維瓦裡烏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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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雙重城牆，比較低矮而且破爛不堪；後者工事堅固，但是防守的兵力薄弱。勝利和劫掠的希望激起哥特人英勇的行動，只要有一個據點棄守，就會給羅馬人或羅馬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

這個危機四伏的日子是貝利薩留一生之中最光榮的時候，在動亂和緊張的狀況之下，整個攻防的計劃全部瞭然於胸。他觀察到每一瞬間的情勢變化，權衡每一個行動的利害得失，及時轉移兵力到最危急的位置，發出沉著而明確的命令，將處變不驚的精神灌輸到全軍。雙方的搏鬥極為慘烈，從早晨一直延續到黃昏，哥特人各個方面的進攻都被擊退。所有的羅馬人都可以吹噓，說他們一個人可以打敗30個蠻族，如果這樣懸殊的對比是真事，那也是靠著貝利薩留的功勞。據說哥特人的酋長後來承認，這場血戰他們有3萬人陣亡，受傷與被殺的人數大約相等。當他們前進攻擊時，過於密集的隊形完全喪失秩序，敵人只要投出標槍，就會造成殺傷的效果。等到他們不支退卻時，城裡的群眾參加追擊，落在後面的敵軍毫無抵抗能力，遭到殺害。貝利薩留立即打開城門出擊，士兵發出歡呼的聲音歌頌他的名字和勝利，敵人留下的攻城器具全都付之一炬。

這樣的損失令哥特人震驚，從這一天開始，他們對羅馬的圍攻轉變為冗長而無力的封鎖。羅馬將領不斷進行騷擾行動，經常發生局部衝突和前哨戰鬥，使蠻族喪失了5000最英勇的人馬。他們的騎兵對弓箭這種武器並不熟練，他們的弓箭手通常是步兵，無法配合的部隊遠非敵人的對手。羅馬人的長矛和弓箭相互配合，無論是遠距離攻擊，還是近身接戰，看起來真是無往不利。貝利薩留兵法的關鍵在於能掌握戰機，無論是作戰地點還是時間的選擇、無論是發起突擊還是鳴金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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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部隊的派遣還是運用，都能得心應手，從不失誤。單方面的優勢使士兵和人民急著出兵決戰，不願再忍受圍攻的困苦，更不畏懼戰陣的危險。每個平民都自認是英雄，步兵在過去因紀律廢弛而拒絕列陣，現在則渴望像羅馬軍團一樣獲得古代的榮譽。貝利薩留讚許部隊的士氣高漲，指責他們過於自大和傲慢，但也只能屈從於他們要求出擊的呼聲，私下為萬一失利準備補救的辦法，只有他能勇敢面對現實，料想到這種可能。

羅馬人在梵蒂岡地區的作戰佔有優勢，如果在關鍵時刻沒有忙著在營地搶劫，就會佔領米爾維亞橋，從後方對哥特的烏合之眾發起包圍攻擊。在台伯河的另一邊，貝利薩留從平西安門和薩拉裡亞門出兵。羅馬人在開闊的平原遭到蠻族生力軍的包圍，敵人前仆後繼不怕犧牲，結果他的部隊有4000人陣亡。步兵部隊勇敢的領導者沒有能力應付當前的狀況，全部戰死，將領的謹慎安排使退卻(簡直是一場潰敗)獲得掩護，防備森嚴的防壁對敵人形成威脅，得勝一方只能收兵歸營。貝利薩留的名聲沒有因戰敗而受損，哥特人變得虛榮自負，羅馬人的部隊知道悔改和收斂，這對貝利薩留而言反而是好事。


 十四、羅馬遭受封鎖的困苦及東部援軍的到達(537 A.D.)

貝利薩留從決定忍受圍攻那刻起，就開始思考使羅馬能夠克服饑饉的辦法，認為這比哥特人的軍隊更為可怕。從西西里運來額外供應的穀物，坎帕尼亞和托斯卡納的收成被搜刮一空，全部存放在城市中，使軍民食用無缺。為了確保公共安全，私人的財產權受到侵犯。敵人會中斷供水渠道，貝利薩留早就想到了這點，水磨的被迫停用為羅馬城內的生活帶來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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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很快派人將磨房裝到大船上面，安置好磨石，再將船碇泊在河流中央。但溪流中很快因出現大根的木頭而形成阻礙，同時水源也會為漂浮的死屍所污染。然而羅馬將領事先的預防工作非常有效，台伯河的水流仍舊在推動水磨，也能供應居民的飲水；距離較遠的地區使用家庭的水井；在一個被圍攻的城市，公共浴場的關閉不會使人無法忍受。羅馬從普林尼斯廷門到聖保羅教堂，大部分地區沒有受到哥特人的包圍，摩爾人部隊發起主動出擊，使他們的進犯無法得逞。台伯河的航運以及拉丁、阿庇安和奧斯蒂亞三條大道，運送糧草和牲口都能安然無事，居民可以撤退到坎帕尼亞和西西里尋找庇護。對於那些在作戰中無法出力而又消耗糧食的民眾，貝利薩留一直苦惱於如何安頓他們，最後只能強制命令婦女、兒童和奴隸馬上撤離，遣散士兵的男性和女性隨從人員，規定他們的每日配賦量，其中半數發給糧食，另外一半用現金支付。

哥特人很快佔領了羅馬外圍的兩個重要據點，公眾的災難變得更加嚴重，大家認為貝利薩留的先見之明極為正確。他在喪失河港後，就是現在稱為波多的城市以後，被奪去台伯河右岸的鄉野，以及通往海洋最方便的補給線。他認為防守這個堅強的據點，也許只要靠300人的薄弱隊伍就夠了，因此一旦失守就使他感到更為懊惱和憤怒。有個地方距離首都7英里，位於阿庇安大道和拉丁大道之間，兩條主要的供水渠道交會，接著又再度交叉通過，堅實和高聳的拱橋圍成一個易守難攻的堅實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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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提吉斯在這裡設置營地，部署了7000名哥特人，阻斷通往西西里和坎帕尼亞的運輸路線。羅馬穀倉的儲糧在不知不覺中被消耗殆盡，鄰近的國土全部受到刀兵的蹂躪，只有靠著倉促派出部隊前往遠地用錢財購買，才能獲得少量的供應，這是勇氣的報酬。馬匹的草料和士兵的麵包從沒有出現供應不足的問題，但是到圍城最後幾個月，缺糧的困境、腐敗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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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疾病的流行使民眾無法忍受。貝利薩留見到大家的痛苦，難免產生惻隱之心，但是他已預想到隨著大家的不滿逐漸增加，會失去人們的忠誠。過度的災禍使羅馬人從偉大和自由的迷夢中清醒，給他們帶來羞辱的教訓，那就是只要得到片刻的幸福，才不管主子的姓名是來自哥特語還是拉丁語。

查士丁尼的部將聽到怨聲載道，擺出不屑的態度，拒絕接受逃走或是投降的觀念，壓制群眾求戰的不耐叫囂，用充滿希望的景象來安慰大家，保證能確實得到迅速救援。即使有人處於絕望而發生反叛，務使這種行動不致危及他本人和城市的安全。有些官員被授予監視各處城門的任務，每個月要兩次改變執行任務的位置；他採取各種預防措施，像巡邏隊、口令、燈號和音響，在通過防壁和工事時，要重複運用這些手段來辨識來者的身份；警戒哨配置在壕溝的外圍，使用警覺性極高的犬隻，忠誠度比起可疑的人類更為有效。他曾經攔截到一封信，信中向哥特國王做出保證，鄰近拉特蘭教堂的阿辛納裡亞門，會在暗中打開，好讓他的部隊入城。叛逆的行為經過證實或者僅是涉嫌，有幾位元老院的議員為此遭到流放。教皇西爾維裡烏斯受到召喚，要到設置在平西安皇宮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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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見君主在意大利的代表。追隨教皇的教士被留在最前面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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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教皇本人可以與貝利薩留會晤。

羅馬和迦太基的征服者安詳地坐在安東妮娜的腳前，而她躺在一張豪華的臥榻上，將領保持平靜的神色，但是他那傲慢的妻子嘴裡發出指責和威脅的語句。可信證人的指控，加上證據上面有自己的簽名，聖彼得的繼承者被剝奪象徵教皇的飾物，穿上僧侶的普通服裝，一點都不耽擱被送到船上，流放到遙遠的東部(公元537年11月17日)。在皇帝的授意下，從羅馬的教士中推舉新的教皇，經過莊嚴的儀式向聖靈祈禱以後，選出輔祭維吉利烏斯，他花了200磅黃金的賄款買到教皇的寶座。這筆收益及買賣聖職的罪行被算在貝利薩留頭上，但是英雄其實只是聽從妻子的命令，安東妮娜將這筆錢拿來孝敬皇后，狄奧多拉浪費了她的錢財，奢望找到一個對卡爾西頓宗教會議敵對或漠不關心的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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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利薩留用信函向皇帝報告他的勝利、他的危險和他的決心：

我們奉行您的命令，進入哥特人的地盤，西西里、坎帕尼亞和羅馬城都已經歸順；一旦我們失去這些征服的地區，帶來的羞辱將更勝過獲得的榮譽。迄今為止，我們仍然在與數量龐大的蠻族進行戰鬥，他們仗著兵力優勢佔據上風。勝利是上天賜給的禮物，國王和將領的聲名，要看他們的策略成功還是失敗。請允許我講幾句肺腑之言：要是您願意讓我們活下去，請把給養運來；如果您希望我們繼續征戰，請把兵器、馬匹和人員運給我們。羅馬人把我們視為朋友和救星，在目前遭遇的困境下，他們要不是因為對我們的信心而犧牲成仁，再不然就會因為對我們的叛逆和痛恨而讓我們死無葬身之地。就我個人來說，我早已將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獻給您，請您務必考量，我在這樣情況下的死亡，是否對您統治下的榮譽和興旺能有更大的貢獻。

要是身處和平中的東羅馬的主人不再想征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他的統治或許還是同樣穩固。但是像查士丁尼這樣對名聲懷抱莫大野心的皇帝，會盡相當的努力來支持和拯救勝利的將領，雖然援軍的實力薄弱而且行動遲緩。馬丁和瓦列裡安率領的增援部隊，有1600名斯拉夫人和匈奴人。他們冬季在希臘的港口休息補給，因此海上運輸的辛勞沒有損害到他們的實力。他們首次出擊對抗圍城的敵軍，表現得十分驍勇。夏至前後，尤塔利烏斯帶著大筆支付給部隊的金錢，在特拉奇納登陸。他非常小心地沿著阿庇安大道前進，車隊通過卡皮納門進入羅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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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利薩留在另一邊發起英勇而成功的前哨戰鬥，好轉移哥特人的注意力。這些及時的援助在羅馬將領巧妙的安排下，發揮最大的效果，用來恢復作戰的士氣，起碼也可以給士兵和民眾帶來希望。歷史學家普羅科皮烏斯受領一個重要的任務，把坎帕尼亞的供應以及君士坦丁堡運來的部隊和給養集結起來。這時安東妮娜在貝利薩留秘書之後，勇敢穿過敵人的哨所，帶著東方的援軍回來解救她的丈夫和被圍的城市。一個船隊運送3000名伊索裡亞人在那不勒斯灣停泊，接著抵達奧斯蒂亞。有2000多名騎兵在他林敦登陸，其中部分是色雷斯人，然後與500名坎帕尼亞的士兵會合，加上一列大車裝載著酒類和麵粉，直接在阿庇安大道上前進，從卡普阿抵達羅馬的近郊。無論是陸上還是海運的部隊，全部在台伯河河口集結，安東妮娜召開會議決定通過航運用帆和槳逆河而上。

哥特人生怕任何輕率的敵對行動會擾亂雙方的談判，貝利薩留很狡猾地只是靜聽，不做任何表示。哥特人誤認為自己看到的只不過是艦隊和軍隊的前衛，輕易受騙，以為對方的大軍已經佈滿愛奧尼亞海的海面和坎帕尼亞的平原。當羅馬將領接受維提吉斯使臣的覲見時，傲慢的語氣似乎更能證明確有其事。經過不著邊際的談話，來為自己行為的正當性做出辯護後，使臣宣佈為了和平，願意放棄西西里的主權，皇帝的部將帶著藐視的笑容回答：「你們送給皇帝禮物，他的回報不會吝嗇。皇帝要把帝國一個古老的行省送給你們，哥特人可以擁有不列顛島的統治權。」貝利薩留用同樣堅定而輕視的態度，反對給哥特人一筆貢金，但是他答應讓哥特使臣碰運氣，看看查士丁尼自己怎麼說，同時帶著勉強的神色同意從冬至到第二年的春分進行3個月的休戰。

他基於審慎起見，並不相信蠻族的誓言或人質，但是他有信心通過軍隊的配置建立戰力的優勢。哥特人因為畏懼或飢餓的關係，很快被迫撤離阿爾巴、波爾圖和森圖姆塞利，這些地方立即被羅馬軍接管。納爾尼、斯波萊托和佩魯西亞的守備部隊獲得增援，一次圍攻作戰帶來的災難，反而使哥特圍攻部隊的7個營地陷入包圍圈之內。米蘭主教達提烏斯的祈禱和朝聖之行不是沒有發生效果，他擁有1000名色雷斯人和伊索裡亞人組成的部隊，有助於利古裡亞地區對抗阿里烏斯派的暴君。就在這個時候，維塔利安的侄兒「嗜血者」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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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命率領2000名經過挑選的騎兵，首先來到福奇尼(Fucine)湖的阿爾巴，接著到達亞得裡亞海的皮瑟努姆邊界。貝利薩留說道：

哥特人把他們的家人和錢財存放在那個行省，沒有守備部隊，也從不相信那裡會有危險。毫無疑問，他們將會違反停戰協定。他們得知你的行動之前，讓他們認為你還留在這裡。對意大利人要寬大為懷，不要讓任何守備嚴密的地點保持敵意留在你的後方，我想這很沒道理(他笑著繼續說道)，我們像工蜂一樣辛辛苦苦地工作，那些幸運的傢伙卻在偷偷享用蜂蜜。


 十五、哥特人撤離羅馬及貝利薩留的追擊行動(538 A.D.)

東哥特人整個民族都集結起來攻擊羅馬，幾乎全部消耗在圍城之戰。要是相信一位真才實學的旁觀者的說法，在城牆下面經常發生的血戰中，數量龐大的烏合之眾有三分之一被殲滅。這個地區的夏天一直惡名昭彰，對人體有害的空氣質量、農業的沒落和人口的減少都肇因於此。哥特人的放縱行為以及地區的不利條件，使得饑饉和瘟疫更加嚴重。維提吉斯竭盡全力為自己的命運奮鬥，一直在接受羞辱和遭到毀滅之間舉棋不定，國內發生緊急狀況，迫得他只有趕快撤退。渾身發抖的信差向哥特國王報告，「嗜血者」約翰將蹂躪的戰火從亞平寧山蔓延到亞得裡亞海，皮瑟努姆大量戰利品和無數的俘虜被運送到裡米尼的堅固城堡之內。實力強大的酋長已經擊敗他的叔父，威脅到他的都城，用秘密的通信想要勾引他那忠貞的妻子，就是阿馬拉桑夏傲慢的女兒。然而維提吉斯要在退走之前盡最後的努力，用奇襲的方式來毀滅這座城市。他在一條供水渠道發現秘密的通道，兩名梵蒂岡的市民受到賄賂，要用酒灌醉奧勒良門的警衛，打的如意算盤是要攻擊台伯河對岸的城牆，因為這個位置沒有興建角塔來增強防禦的力量，同時蠻族帶著火把和雲梯去攻打平西安門。警覺性極高的貝利薩留帶著那幫老兵部隊，使蠻族所有的企圖破滅，在最緊要的關頭，不等同伴到來就衝上前去。哥特人喪失了所有的希望和給養，到處發出喧囂的吵鬧催促他們的國王要盡快離開，以免停戰協定到期時，羅馬人的騎兵再度集結起來。

在開始圍城後的1年零9天，不久之前那支實力強大而又得意揚揚的軍隊，現在燒掉了自己的帳幕，在一片嘈雜聲中退過米爾維亞橋(公元538年3月)。他們這次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蜂擁的士兵在狹窄的通道上推擠，畏懼的心理和敵軍的追擊使很多人掉進台伯河。羅馬的將領率軍從平西安門衝殺出來，對於撤退的敵人毫不留情痛下毒手。虛弱和沮喪的哥特族人拖著沉重的腳步，排成一列長而鬆散的隊伍，在弗拉米尼亞大道上蹣跚而行。蠻族有時被迫離開大路，以免遭遇帶有敵意的守備部隊，他們防守著從裡米尼到拉文納之間的重要通道。然而逃走的軍隊仍舊是如此強大，維提吉斯對於迫切需要保存的城市，抽調了1萬人去加強守衛，同時派遣他的侄兒烏萊阿斯帶著相當的兵力，前去鎮壓米蘭的叛亂行動。他自己則率領主力圍攻裡米尼，這裡離哥特人的都城只有33英里。

「嗜血者」約翰靠著防禦的技術和英勇的作為，使薄弱的城牆和淺顯的壕溝不致被敵軍攻破。他身處次要的戰場，身先士卒不怕辛苦和危險，模仿他那偉大的主將發揮軍人的武德。蠻族的木塔和攻城撞車無用武之地，他們的攻擊被守城部隊驅退，只有實施長期的封鎖，使守軍陷入飢餓的絕境，然而羅馬軍隊可以獲得足夠的時間，集結兵力兼程前來解圍。一支艦隊突襲安科納，沿著亞得裡亞海岸航行前來解救被圍的城市。宦官納爾塞斯率領2000名赫魯利人和5000名東方最驍勇的部隊在皮瑟努姆登陸。貝利薩留親自指揮1萬名久歷戰陣的老兵，攻下亞平寧山岩石高聳的據點，沿著山腳向前運動。有一支新出現的軍隊在紮營時，點起無數通明的燈火，看起來像是沿著弗拉米尼亞大道進軍。哥特人的內心被驚懼和失望控制，只有放棄裡米尼的圍攻，丟下他們的帳幕、他們的標誌和他們的首領。維提吉斯也只得跟著逃走，馬不停蹄趕回拉文納的城牆和沼澤的保護圈之內。

唯一能為他們提供安全的只有城牆，所有的據點都無法相互支援，哥特王國現在已落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意大利的行省投靠到皇帝這邊，他的軍隊逐漸徵召到2萬兵員，要不是羅馬將領之間相互傾軋，使得戰無不勝的軍隊削弱了實力，一定能輕易而迅速地完成征服。在完成圍城作戰之前，有件事以血腥、可疑而不智的處理方式，損害到貝利薩留公正的聲譽。普裡西狄烏斯是個忠心耿耿的意大利人，在從拉文納逃到羅馬的途中，駐紮在斯波萊托的軍事總督君士坦丁，很不客氣地將他攔阻下來，甚至就在教堂裡，把他身上的兩把佩劍搶走，這些武器很名貴，上面鑲嵌著黃金和寶石。等到戰亂的危險狀況消失以後，普裡西狄烏斯對於損失和傷害提出控訴。他的指控獲得受理，然而傲慢和貪婪的被告不遵從將佩劍歸還的命令。

普裡西狄烏斯為拖延的行為而火冒三丈，等到貝利薩留騎馬經過廣場時，大膽跑上去抓住馬頭，要求他遵照羅馬法重視市民的權益。現在涉及貝利薩留的職權，於是他召開會議，認為下屬的官員要服從命令，在受到無禮的拒絕以後，發著脾氣匆忙把侍衛叫來。君士坦丁看見他們進來，以為是要殺他的信號，於是拔出佩劍衝向將領。貝利薩留很靈活地避過刺劈，他的朋友也上來保護。失去鬥志的兇手丟下武器，被拖進鄰近的房間，在貝利薩留專橫的命令之下，被侍衛立即處死，也可以說是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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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極為草率而又粗暴的行動中，君士坦丁的罪行沒有人會記得，然而這個勇敢的官員走上身敗名裂的絕路，被暗中歸罪於安東妮娜無情的報復。這時總督的同僚自認或多或少都犯下掠奪的罪行，因而人人感到自危。

要是對共同的仇敵感到恐懼，就會壓制自己的妒恨和不滿，只有在自信可以獲得勝利以後，他們才會慫恿強而有力的對手，去反對羅馬和阿非利加的征服者。宦官納爾塞斯從皇宮的內廷執事與皇室的賦稅管理職位上，突然晉陞為一支軍隊的統領。雖然他在以後贏得的名聲和榮譽，可以與貝利薩留不分軒輊，但目前這位英雄人物的所作所為，只會增加哥特戰爭在執行上的困擾。那些對貝利薩留不滿的領導者將救援裡米尼的功勞歸於納爾塞斯的謹慎忠告，要他依權責獨立指揮。說實在話，查士丁尼的信函是禁止他服從貝利薩留。這位謹慎的寵臣在離開前不久，曾經與君主進行過一場神聖而親切的談話，君王那句「盡可能有利於大局」的交代是個危險的借口，特別給他保留了一些自主的裁量權。

基於這個含糊不清的權責，宦官對於貝利薩留的意見，始終持異議的態度。等到納爾塞斯勉強同意圍攻烏爾比諾時，他在夜間將同僚丟下不管，獨自率軍前去征討埃米利亞行省。赫魯利人凶狠而善戰的隊伍忠誠追隨納爾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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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名羅馬人和聯盟軍在他的旗幟下跟著前進。每個不滿分子都想抓住這個最好的機會，報復私人或想像中的冤屈。至於貝利薩留其餘的部隊，都已經被分派去駐守西西里到亞得裡亞海的沿岸地區。他的用兵素養和堅定意志克服了所有的困難和障礙，烏爾比諾已經奪取，腓蘇利、奧爾維耶托和奧克西姆的圍攻正在積極進行。納爾塞斯終於被召回處理皇宮的內部事務，羅馬將領善於用自製的權威平息所有的紛爭衝突，抑制所有的反對意見，就是他的仇敵也難免對他表示敬意。貝利薩留諄諄誘導大家要接受有益的教訓，所有的部隊要同心同德親愛至誠。但是哥特人趁著羅馬人的部隊發生爭執的間隙，獲得喘息的機會。適合用兵的季節已經過去，米蘭遭到毀滅的命運，意大利的北部行省被法蘭克人大舉入寇。


 十六、法蘭克人大舉入寇意大利最後鎩羽而歸(538—539 A.D.)

查士丁尼開始規劃對意大利的征服時，就派遣使臣去晉見法蘭克國王，運用同盟和宗教的約束力，懇求他參加對付阿里烏斯教派的神聖任務。哥特人的需求更為迫切，就使用更有效的說服方式，拿土地和金錢當禮物來收買這個輕浮而狡詐民族的友誼，至少也要讓他們保持中立，結果這些努力都徒然無效。貝利薩留的軍隊和意大利的叛變，使得哥特王國的基礎發生動搖，這時勢力強大而又窮兵黷武的墨洛溫王朝國君，奧斯特拉西亞的狄奧德伯特，受到勸告要提供間接和及時的援助，將哥特人從苦難中拯救出來。還沒有獲得國君的同意，新近成為臣民的1萬名勃艮第人就從阿爾卑斯山上衝下來，加入維提吉斯的部隊，要去懲罰叛變的米蘭。經過一場艱苦的圍攻以後，利古裡亞的首府屈服於饑饉的災難，除了允許羅馬防守部隊安全撤離外，並沒有接受他們的投降。達提烏斯是正統教會的主教，唆使他的同胞起來反叛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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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逃到拜占庭宮廷，享受奢華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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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士(也可能是阿里烏斯派的教士)被正教信仰的保護者殺死在他們的祭壇前。據稱有30萬男子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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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以及貴重的戰利品被分配給勃艮第人，米蘭的房屋或至少是城牆全部夷為平地。這個被毀滅的城市無論就規模、財富、建築物的華麗以及居民的數目而言，都僅次於羅馬，這等於是替沒落的哥特王國報仇。貝利薩留把米蘭人民視為信仰虔誠的朋友，同情他們的可悲下場。

成功的入侵行動使狄奧德伯特受到鼓舞，在次年春天率領10萬蠻族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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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犯意大利的平原地區。國王帶著一些挑選的隨從，騎在馬上，用長矛作為武器。步兵不使用標槍和弓箭，而是裝備著一面盾牌、一支長劍和一把雙刃戰斧。拿在手裡的戰斧不僅讓人生畏，而且投擲很有準頭。意大利為法蘭克人的進軍而感到驚惶難安，哥特君王和羅馬將領同樣不知道他們的企圖，大家都抱著希望和恐懼，懇求這位危險的同盟者能賜給他們友誼。克洛維的孫兒一直掩飾他的意圖，等到從帕維亞的橋樑安全渡過波河後，用突擊的行動宣佈，他要同時進攻羅馬人和哥特人充滿敵意的營地。羅馬人和哥特人沒有將兵力聯合起來，大家只是慌張逃走，將利古裡亞和埃米利亞這兩個豐腴卻殘破的行省放棄給蠻族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他們沒有定居或征服的念頭，不會減輕暴虐的行為。

在他們所毀滅的城市當中，特別把熱那亞提出來，那時當地還沒有大理石的建築物。死者的數目以千計，按照戰爭的常規必然如此，但更可怕的是婦女和兒童被當成邪神崇拜的犧牲品，在一個基督教國王的營地，這種行為竟然不受任何懲處。開始時最殘酷的痛苦全部落在無辜無助者的頭上，如果沒有這樣悲慘的事實，歷史會樂於報道征服者的苦難。哥特人的軍隊身處富裕的地區，但是缺乏麵包和美酒，只得飲用波河的河水，生病牛只的肉也拿來食用，痢疾奪去軍隊三分之一人員的性命。狄奧德伯特的臣民發出喧囂的聲音，要盡快越過阿爾卑斯山回家，逼得他用尊敬的態度，傾聽貝利薩留溫和的勸告。在高盧的獎章上面，永遠保留了這場可恥和毀滅戰爭的景象，查士丁尼根本沒有拔出劍來，就獲得「法蘭克人征服者」的頭銜。墨洛溫王朝的君主為皇帝的虛榮所激怒，對於哥特人的敗亡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提出非常狡詐的意見，為了加強聯合的軍事力量，承諾要率領50萬大軍從阿爾卑斯山下來。他的征服計劃大而無當，而且可能荒誕不經。奧斯特拉西亞的國王威脅要進軍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門前，懲罰查士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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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在貝爾京或是日耳曼的森林出獵，被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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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翻在地用角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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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維提吉斯在拉文納的開城和哥特王國的覆滅(538—539 A.D.)

等到貝利薩留解決了國內和國外的敵人，他一心一意運用兵力完成意大利最後的征服。將領在奧西莫的圍城作戰中，差點被弓弩射殺，一名侍衛忠於職守，犧牲自己的手臂將箭矢擋下，使他逃過致命一擊。哥特人在奧西莫的4000名武士，以及在腓蘇利和科蒂安的人馬，直到最後還想維持獨立，驍勇的守備部隊幾乎使得征服者失去耐性，但是也贏得他的尊敬。他們要求安全離開，到拉文納加入他們的族人，貝利薩留拒絕了他們這一要求，但是他同意條件合理的投降協定，保證他們至少可以帶走一半的財物，然後有兩條路可以自由選擇，一是安靜回到家業和田產所在的地區，再不然就投效皇帝的軍隊參加波斯戰爭。大批蠻族仍舊追隨維提吉斯的旗幟，人員的數量遠超過羅馬軍隊。哥特國王不論受到請求還是挑戰，抑或是最忠誠的臣民陷於極端危險之中，都無法引誘他離開拉文納堅固城堡的保護。防禦工事固若金湯，可以抗拒強攻硬打，等到貝利薩留將都城圍得水洩不通，立刻知道只能靠饑饉來瓦解蠻族堅持到底的意志。羅馬將領提高警覺，嚴密守衛海洋、陸地和波河的水道。戰爭權利使他放下了道德原則，認為將被圍城市
[292]

 的穀倉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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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水中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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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合法的行為。

就在他全力封鎖拉文納時，君士坦丁堡派來兩位使臣，讓他大吃一驚。查士丁尼沒有詢問獲勝主將的意見，就貿然簽署一紙和平條約，裡面的條款使人無法獲得榮譽，並且會產生有害的後果：意大利和哥特人的財產被平分，波河以北的行省留給狄奧多里克的繼承人保有王室的頭銜。使臣急著完成這件能夠提高名聲的任務；對於哥特人而言，現在糧食更重於榮譽，被困的維提吉斯意外地保住了王冠，當然感到喜不自勝；其他的羅馬首長對於繼續進行戰爭在私下發出怨言，公開表示要絕對服從皇帝的命令。如果貝利薩留僅僅像士兵那樣靠著蠻力毫無智慧，怯懦和嫉妒的律師就會將勝利的桂冠從他的頭上攫走。但他在這關鍵時刻像一名心胸開闊的政治家，決定單獨承受不服從命令所產生的危險，當然也可能因而建立莫大的功勳。手下的官員提出書面的意見，認為圍攻拉文納不切實際也毫無希望；然而主將不願接受瓜分意大利的條約，宣佈他的決心是要用鏈條牽著維提吉斯送到查士丁尼的腳前。

哥特人陷入疑懼和驚慌之中，貝利薩留專橫的拒絕剝奪了他們唯一能信任的簽字，使他們的內心充滿憂慮，怕這位明察秋毫的敵人已經洞悉他們目前所處的極為悲慘的狀況。他們拿貝利薩留的名聲運道與苦命國王的懦弱做一比較，於是提出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計劃，維提吉斯顯然已經認命，受到逼迫只有默許。分裂會削弱力量，接受放逐會有損民族的榮譽，但要是貝利薩留能拒絕承認主子的權威，願意接受哥特人的推選，他們就會為他提供軍隊、財富和拉文納的城堡，讓他擁有意大利王國，何況也只有他具備這種資格。一頂皇冠發出的虛幻光彩，能夠對忠誠的臣民產生難以抗拒的誘惑，但貝利薩留預見到了蠻族的輕浮多變，對此心懷恐懼和謹慎。他的野心被理性所約束，只滿足於羅馬將領安全和榮譽的地位。他表面上裝出對這一叛亂建議耐心滿意的樣子，這種態度極有可能會引來他人惡意的揣測和中傷。但查士丁尼的部將自認光明磊落，之所以選擇這樣一條黑暗而詭詐的道路，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引導哥特人自願降服。他用機智的策略說服他們，說他會順從他們的意願，但是他討厭這種私下的約定，所以不願立下誓言和承諾。

哥特人派遣的使臣指定了拉文納開城投降的日子(公元539年12月)，一支船隊會滿載糧食，作為受到歡迎的貴賓，駛進港口最處，為大家心目中的意大利國王大開城門。貝利薩留沒有遭到一個敵人，像是凱旋的行列通過堅固城市的街道。
[295]

 羅馬人對於他們的成功感到無比的驚奇，高大而又強壯的蠻族群眾竟然能夠忍受這種場面，真是令人困惑不已。具備男子氣概的婦女，向她們的兒子和丈夫的臉上吐口水，疾言厲色指責他們將主權和自由出賣給南方的侏儒，藐視他們的兵力不足，瞧不起他們矮小的身材。貝利薩留趁著哥特人還未從震驚中恢復，要求他滿足他們的願望之前，勝利者已經在拉文納建立起權威，確保不會讓哥特人產生反悔和有叛亂的危險。維提吉斯可能有逃走的打算，但他被發現後軟禁在自己的皇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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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優秀的哥特青年被挑選出來為皇帝服務，剩餘的民眾分散開來，被送到南部行省平靜的居留地。成群結隊的意大利人受到招募，前去補充人口日益稀少的城市。首都的歸順引起意大利城鎮和鄉村的倣傚，根本不需要派部隊前去征服。獨立自主的哥特人在帕維亞和維羅納還保存著相當的武力，他們抱著強烈的願望想要成為貝利薩留的臣民。然而他只願意作為查士丁尼的全權代表，對此表現出堅定不移的態度，矢言要為皇帝效命到底，拒絕他們用誓言表達的忠誠之心。哥特代表團的指責並沒有使他惱羞成怒，他宣稱自己情願做奴隸也不要當國王。


 十八、貝利薩留功高震主及安東妮娜的荒淫暴虐(540 A.D.)

貝利薩留獲得第二次勝利以後，猜忌的聲音到處流傳，查士丁尼信以為真，就將這位英雄召回：「哥特戰爭已近尾聲，不值得多做停留，心懷感激的君主急著要獎勵他的功勳，咨詢他的高見。憑著他一個人的能力，可以保衛東方的安全，擊潰波斯的無敵大軍。」貝利薩留知道自己功高震主，於是接受了君王的一番托詞，帶著掠奪的財物和戰利品在拉文納登船，他要用服從的行動來證明，非常唐突地將他從意大利調職回國，不僅草率而且有欠公正。皇帝用謙虛有禮的態度，接見維提吉斯和他那更為高貴的配偶。哥特國王遵從旨意皈依阿塔納修斯的信仰，獲得元老院議員和大公的位階，以及亞細亞廣大的世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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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旁觀者都稱許蠻族青年的體魄和身材，一點都沒有危險的感覺。他們崇拜帝座的威嚴，承諾要為恩主服務，犧牲性命在所不計。查士丁尼把哥特王國的財富收藏在拜占庭的皇宮，諂媚的元老院有時得到允許可以參觀金碧輝煌的寶物，但是他帶著嫉妒的心理，不願將財富展示在公眾的面前。

意大利的征服者拒絕第二次凱旋應得的榮譽，聽不到他喃喃的怨言，甚至也可能沒有發出一聲歎息。說實話他的榮譽遠高於一切外在的盛況，即使是在這樣一個被奴性充斥的時代，全國都會對他表示敬仰和欽佩，以彌補宮廷曖昧而空洞的讚許之聲。只要貝利薩留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和公開場合，就會引起民眾的興趣和注視，他那魁梧的體格和嚴肅的面容展現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那溫和與謙恭的態度使最卑賤的市民都有如沐春風之感，軍隊死心塌地追隨他的足跡前進，讓他比起戰鬥的日子更為平易近人。7000名無比英俊和驍勇的騎士靠著主將私人的津貼，繼續在軍隊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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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單打獨鬥或前列對陣中，表現得極為英勇，敵我雙方都承認，在羅馬的圍攻作戰中，只靠貝利薩留的衛隊就能擊敗蠻族的烏合之眾。那些作戰勇敢和一諾千金的敵人，使他的衛隊人數不斷增加，走運的俘虜像是汪達爾人、摩爾人和哥特人，爭著投靠到他的麾下成為依附的部從。他用公正和慷慨獲得士兵的愛戴，也不會疏遠民眾對他的感情。生病和受傷的人會得到醫藥的照應和金錢的賜予，主將親臨探視和帶著慰勉的笑語使得治療效果更好。失去的武器和馬匹會立時得到補充，任何英勇的行為都會得到報酬，像是臂鐲或項圈這些昂貴而光彩的禮物，經過貝利薩留的鑒賞之後，顯得更為名貴。農夫在他的旗幟所及之處，能享受和平的生活與豐碩的收成，所以對他極為敬愛。羅馬部隊的進軍給社會帶來富裕而不是損失，營地保持嚴肅的軍紀，連樹上的蘋果都不摘一個，也不會踐踏田地的作物。

貝利薩留的個性純樸而又節制，放縱的軍事生活沒有對他產生影響，沒有人敢吹牛說看過他酒醉誤事。很多美麗的哥特或汪達爾俘虜願意投懷送抱，但是他從不受女色的誘惑，安東妮娜的丈夫從不違反配偶要相互忠貞的信條。有位歷史學家也是追隨他的友人(普羅科皮烏斯)，對他一生的功勳瞭如指掌，提到他面對戰爭的危險，大膽而不莽撞，謹慎而不畏懼，按照情勢的需要，或其疾如風，或其徐如林。當陷於最惡劣的處境時，他會指出真正的希望所在，激起部下奮鬥的勇氣；但是在一帆風順時，他會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審慎態度。他的武德不僅可以媲美古代的兵學大師，甚至青出於藍，揮軍所向無論在海上還是陸地都能贏得勝利。他征服阿非利加、意大利和鄰近的島嶼，將根西裡克和狄奧多里克的繼承人變成俘虜，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裝滿戰利品，花了6年的時間光復西部帝國大半行省。他在名聲和功績、財富和權勢方面無人可以匹敵，仍舊是羅馬臣民中第一號人物。嫉妒的聲音只是給他帶來功高震主的危險；但皇帝倒可以自詡有識人之明，能夠發現貝利薩留的才華，加予拔擢和重用。

按羅馬凱旋式的傳統習慣中，有一名奴隸緊隨在戰車的後面，不斷提醒征服者，要知道命運的無常和人性的弱點。普羅科皮烏斯在他的《秘史》中，就承擔起這種奴顏婢膝和忘恩負義的工作。心胸開闊的讀者會將誹謗之詞棄而不顧，但是證據在記憶裡揮之不去，我們不得不承認，貝利薩留的聲譽甚至德操，都為妻子的情慾和殘酷所玷污，只是正派的歷史學家倒是對這位英雄人物的缺陷不置一詞。安東妮娜的母親是劇院的娼妓，父親和祖父在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從事馭車手這個低賤然而賺錢的行業。命運使她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成為狄奧多拉女皇的密友、仇敵、奴僕和寵幸。共同的嗜好使兩個生性淫蕩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聯手合作，猜忌和嫉妒的惡意使她們各行其是、互不兼容，最後勾結在一起犯下滔天大罪。安東妮娜在與貝利薩留結婚之前，曾經有丈夫和許多愛人。佛提烏是她前一次婚姻所生的兒子，長大成人後在圍攻那不勒斯時表現突出。

等到安東妮娜人老珠黃時，對一個色雷斯的青年發生感情，沉溺於可恥的醜聞而無法自拔。狄奧多西在優諾米烏斯派異端邪說的環境中教育成長，前往阿非利加的航程中，他是第一個登船並接受洗禮的士兵，也被授予了神聖的名字。貝利薩留和安東妮娜成為他的教父和教母，把這個改宗者收養在自己的家庭。就在登上阿非利加海岸之前，神聖的親屬關係墮落成為肉慾的性愛苟合，安東妮娜任性妄為，無視旁人的指指點點，只有羅馬的主將不知道自己戴上綠頭巾。當他們居住在迦太基期間，他在無意之中發現這兩個情人躲在一間隱秘的臥室，四周無人而且溫暖如春，兩個人衣冠不整，幾乎要赤身裸體。貝利薩留的眼中冒出怒火，不知羞恥的安東妮娜說道：「在這位年輕人的幫助之下，我正藏起我們最寶貴的財物，不能讓查士丁尼知曉。」狄奧多西穿上自己的衣物，虔敬的丈夫甚表滿意，連親眼看到的證據都可以不信。

即使處於放心或自我欺騙的狀況，但貝利薩留在敘拉古時，還是因為一名侍女的好管閒事，而完全瞭解了整個的姦情。馬其頓妮亞在他發誓為她保密以後，找來兩名內侍跟她一樣承認，經常看到安東妮娜的淫亂行為。飛快逃往亞細亞，使得迪奧多西逃過了受辱丈夫的報復，他已經簽署了命令讓一員衛士去殺死這位姦夫。但是安東妮娜的眼淚和費盡心機的誘惑手段，使耳根軟弱的英雄相信她的無辜，甚至墮落到否定自己的誠信和理性，要放棄這些不知謹言慎行的侍從，不給她們任何保護，因為她們竟敢指控和懷疑他的妻子，說她不能保持貞節。罪惡深重的婦女用仇恨和血腥的手段展開報復的行動，不幸的馬其頓妮亞和兩名證人被安東妮娜暗中指使逮捕，受到殘酷的迫害。她們的舌頭被割掉，身體被砍成碎塊，然後丟進敘拉古的海中。

君士坦丁提到這件事，講了一些很魯莽的話，倒是很有見地：「是我的話，要懲處的是淫婦，而不是那個無知的小子。」安東妮娜把這些話記在心裡，等過了兩年，這位官員因一時衝動拿起武器反抗他的上司，就是她提出斬草除根的建議，決定立即將他處死。甚至就是佛提烏的憤慨，也得不到母親的原諒，將兒子放逐就是為她召回情人做準備。對於意大利征服者的施壓和卑辭邀請，狄奧多西只有屈從，不敢拒絕。

直接從情人手裡收到的饋贈，以及參加和平與戰爭的重要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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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受到寵愛的青年很快獲得了40萬鎊的財產。等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以後，安東妮娜的熱愛仍舊熾烈無比，絲毫沒有消退的現象。但是畏懼、虔誠以及厭倦，使得狄奧多西感到事態的嚴重。他害怕在首都到處傳播的醜聞，還有就是貝利薩留妻子那種任性而為的癡情，於是從她的懷抱中溜走，隱退到以弗所尋求聖所的庇護，他剃去頭髮，過著修道院的生活。她就像亞歷阿迪妮在丈夫死後無法獲得赦免那樣感到絕望，淚流滿面，撕著自己的頭髮，府邸裡面迴響著她的哭聲。「她失去了最親密的朋友，一個溫柔、忠誠和勤快的朋友。」但是她熱誠的乞求加上貝利薩留的祈禱，也無法把聖潔的僧侶從以弗所孤獨之地召喚回來。一直等到主將前往進行波斯戰爭，狄奧多西才受到引誘回到君士坦丁堡，在安東妮娜離開之前，短暫相聚了一段時間，將自己大膽奉獻給愛情和歡愉。


 十九、佛提烏受到迫害及貝利薩留羞辱的降服(540 A.D.)

哲學家沒有受到真正的傷害，才會憐憫和饒恕女性的弱點；丈夫切身感受妻子給他帶來的羞辱，卻又只能忍受，這樣的丈夫讓人鄙視。安東妮娜對她的兒子抱著刻骨的仇恨，英勇的佛提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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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底格里斯河對岸的營地，都無法逃過她在暗中的迫害。他為自己受到的委屈而生氣懊惱，也為自己的身世感到無地自容，現在輪到他來發洩難以忍受的情緒。他在貝利薩留的面前揭露一個女人的墮落邪惡，指責她完全違背身為母親與妻子的天職。羅馬主將感到震驚和氣憤，可見過去的輕信似乎很真誠。他抱著跪在地上的安東妮娜的兒子，懇求他記住責任重於親情，於是在祭壇前立下神聖的誓言，不但要報復而且要相互為此事辯護。安東妮娜因為人不在場，所以才形成權威盡喪的處境。等她遇到丈夫時，他正從波斯的邊境歸來。貝利薩留在見面時難免情緒衝動，就把她囚禁起來，並且威脅她的生命。佛提烏決心要懲處她，不願寬恕，急忙趕到以弗所，逼著他母親所信任的一個宦官，全盤招出她所犯的罪行。他在聖約翰使徒大教堂逮捕狄奧多西，查封他的財產，把這個囚犯藏在西裡西亞安全而偏僻的城堡，將他處死只是早晚的事。像這樣膽大包天的暴行，違背國法不可能逃過懲處。

皇后對於這件案子始終支持安東妮娜，因為她在罷黜統領以及對教皇的放逐和謀殺中，賣力協助圓滿完成任務，狄奧多拉自認欠負甚多。等到波斯的戰役結束以後，貝利薩留被召回，他也與往常一樣遵奉皇室的命令。他的內心從來沒有產生反叛的念頭，他的服從儘管違背良知，但還是出於個人的意願。等他在女皇的授意下甚或就是在覲見時，不得不擁抱自己的妻子，心軟的丈夫已決心要寬恕她(或是被寬恕)。狄奧多拉要獎賞她的親密戰友更珍貴的恩典，她說道：「親愛的大公，我發現一顆價值連城的珍珠，還沒有讓凡人過目，要讓我的朋友先看，而且還要送給她。」安東妮娜立刻激起好奇心，一間寢室的門突然打開，她看見了她的愛人，是宦官花了很大力氣才從秘密的監獄將他找到。她驚奇得片刻之間講不出話來，接著爆發出感激和愉悅的歡呼，把狄奧多拉稱為她的皇后、她的恩主、她的救星。以弗所的僧侶在府邸裡休養身體，不僅過著奢華的生活，還激起莫大的野心。貝利薩留給予承諾，讓他指揮羅馬的軍隊，但狄奧多西在一次勞累的性愛中暴斃。

安東妮娜要平息自己的悲痛，只有讓自己的兒子受盡活罪。這名年輕人有行省總督的位階，而且正在患病，沒有經過審判就受到罪犯或奴隸的懲罰，然而他的內心始終忠誠如一。佛提烏忍受鞭打甚至拷問架的酷刑，並沒有違犯他與貝利薩留所立下的誓言。在沒有結果的逼供以後，安東妮娜的兒子在他的母親參加皇后的宴飲時，被丟進皇宮的地下監牢，陰森黑暗的環境難分日夜。他兩次逃到君士坦丁堡最古老的神聖處所，即聖索菲亞大教堂和無垢聖母教堂，但是暴君對於慈悲如同宗教一樣毫無感覺，這名無助的青年在教士和群眾的抗議聲中，兩次從祭壇被拖回地牢。他第三次嘗試倒是獲得成功，那是過了3年以後，先知撒迦利亞或是一個生死之交的朋友，為他指出一種脫逃的方法。他避開女皇的密探和警衛，到達耶路撒冷的聖墓，願意獻身成為修道士。在查士丁尼過世後，修道院院長佛提烏盡畢生之力，對埃及的教會進行調解，制定統一的規則。但安東妮娜的兒子受到敵人所施予的所有痛苦，也不及她的丈夫給自己帶來的折磨，因為貝利薩留違背了自己的承諾，拋棄了自己的朋友。

在下一次的戰役中，貝利薩留再度被派到波斯，拯救東方使之免於刀兵之災，但是他得罪了狄奧多拉，甚或是觸怒了皇帝本人。患病的查士丁尼對於他逝世的謠言，保持不動聲色的態度，羅馬的主將對這件事所表示的看法，就像士兵或市民那樣，談話非常隨便而且放肆。他的同僚布澤斯的心態跟他很類似，結果受到女皇的迫害，失去權力、自由和健康。貝利薩留的地位所擁有的尊嚴，以及他的妻子發揮的影響力，使他的失寵顯得比較緩和。安東妮娜倒是有意讓他多受挫折，但並不願意毀滅與她共享榮華的夥伴。甚至他的調職也通過借口刻意掩飾，說意大利的危險情況需要它的征服者出面才能拯救。但是等他單獨回來，失去自保能力以後，一個帶著敵意的委員會被派到東方，搜查他的財富和犯罪的行為。他旗幟下的衛隊和資深老兵，被分配給軍隊其餘的首長和將領，就是宦官也用抽籤的方式，瓜分他在軍中的家臣和部從。當他帶著一小批風塵僕僕的隨從經過君士坦丁堡的街道時，他那孤獨的外表激起民眾的驚異與同情。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用冷漠和敷衍的態度接見他，見風轉舵的廷臣也表現出無禮和藐視的樣子。他在夜晚踏著顫抖的步子回到被眾人遺棄的府邸，安東妮娜待在自己的房間，她身體微恙不知是真是假。她不聲不響地單獨在鄰近的柱廊散步，此時貝利薩留躺在床上，在悲傷和恐懼之中感到萬分痛苦，真是恨不得一死了之，想當年在羅馬城內面對死亡時又是何等勇敢。長夜漫漫，等到日出以後，女皇派來一名信差，他帶著焦急的心情，打開宣判他命運的來信：

你應該知道你是如此使我反感。我非常清楚安東妮娜在盡心為我服務，靠著她的功勞和說情我饒你一命，讓你還能保有部分財產，照說應該全部充公歸還給政府。你如果知道感恩圖報，就用未來的行動而不是言辭來表達你的心意。

這位英雄受到極為羞辱的寬恕，卻要表現出深受感動的歡欣之情，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也不忍描述。他趴俯在妻子的面前吻著她的腳，誠心應許這一輩子都是安東妮娜忠心耿耿的奴僕。貝利薩留的財產被拿走12萬鎊當作罰鍰，被授予伯爵的職位(皇家馬廄的主管大臣)。他接受意大利戰爭的指揮權，離開君士坦丁堡時，他的朋友和一般大眾都相信，只要他重獲自由，就會對他的妻子、狄奧多拉甚至皇帝本人，撕下忍辱的掩飾，顯露本來的面目。這位品德高尚的叛徒為了報復，一定會讓他們付出生命的代價。然而大家的希望全部落空，貝利薩留的忍耐和忠誠無可匹敵，真不知是具有忍辱負重的優點還是甘願雌伏的缺點。


 第四十二章 蠻族世界的狀況 倫巴第人在多瑙河安身 斯拉夫人的部族 突厥人的源起，向羅馬帝國派遣使者 突厥人與阿瓦爾人之間的鬥爭 波斯國王努息萬帝號為科斯羅伊斯一世 治國有方與羅馬人發生戰事 科爾克斯之戰 埃塞俄比亞人(500—582 A.D.)


 一、羅馬帝國的衰弱和蠻族世界的興(527—565 A.D.)

我們評估一個人的功勳，要與當代人類的才具做比較。天才或德行激起的努力，行為或思辨的人生所能到達的程度，依據的不是本身的成就，而是要看是否超越那個時代和民族的水平。雄偉的身材處在巨人之中分不出高下，與侏儒在一起一定能鶴立雞群。列奧尼達斯率領300名戰友在溫泉關壯烈成仁，這一為國犧牲的事例已經為他們的兒童、少年和成人準備好了極好的教育材料，每個斯巴達人都會認可這種負責的行為，但不會崇拜，因為其他8000名市民同胞都有這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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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培大將可以在勝利紀念碑上銘刻不朽的功績，他在戰場上擊敗了200萬敵軍，從梅奧蒂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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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紅海征服1500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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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羅馬的運道在他的鷹幟前飛揚跋扈，膽怯畏戰的民族被自己的恐懼所壓迫，征服的習慣和經年累月的紀律要求，使得他所指揮的軍團成為戰無不勝的勁旅。從這方面來看，貝利薩留在歷史上的地位，要在古代這幾位英雄人物之上。他的缺失來自那個時代的弊病，他的德性為他所獨有，出於天賦或自我反省的珍貴產物，使他超越當代的人物，就連他的君王和對手也都瞠乎其後。鄙吝成性的主子交給他的軍隊，根本無法讓他達成任務，他唯一的優勢來自於對手的狂妄和侮慢。只有在他指揮之下的查士丁尼臣民，才夠資格稱為羅馬人。

希臘人不諳軍旅之事，驕傲的哥特人把這個稱呼當成藐視之詞，竟然要與充滿優伶、啞劇和海盜的民族，相互爭奪意大利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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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讓人感到自貶身價。亞細亞的風土習性殊少與歐羅巴相似，人口眾多的國家因為奢侈的生活、專制的政體和迷信的風氣，喪失戰鬥精神應有的活力，東方的僧侶無論是維持的費用還是人員的數量，都超過軍隊的士兵。帝國的正規部隊一度達到64.5萬人，查士丁尼時代減少到15萬人，看起來還是很龐大，等到分散到陸地和海洋，像是西班牙和意大利、阿非利加和埃及，多瑙河的兩岸、裡海沿岸以及波斯的邊界，兵力就顯得非常單薄。市民的資財已經耗盡，士兵還是沒有薪餉可發，只能把掠奪和怠惰當成特權來撫慰他們的貧苦，產生有害的後果也在所不計。皇帝的代理人沒有勇氣也無須冒險，就可以篡奪戰爭的酬勞。他們拖欠士兵的薪餉，對應付的金額還玩弄手段加以扣押或攔截。公眾或私人處於不幸的狀況時就徵召軍隊，但在進入戰場面對敵軍時，兵力仍然不足。民族精神欠缺，代之以蠻族傭兵不穩的軍心及混亂的紀律。德性與自由早已喪失，殘存的軍人榮譽也幾乎滅絕。將領的人數比起前代增加很多，他們卻致力於阻止同僚的成功，或是打擊對手的名譽。同時他們從經驗獲得教訓，功勳會激起皇帝的嫉妒，過失甚至罪行反而會獲得皇帝的縱容和感激。

在這樣一個沉淪的時代，貝利薩留和以後的納爾塞斯卻能夠贏得勝利，放射出燦爛無比的光輝，但是他們的四周被羞辱和災禍的陰影籠罩。查士丁尼的部將正在征服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王國，生性怯懦而又野心勃勃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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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平衡蠻族的勢力，就用奉承和欺騙的手段煽動他們分裂，他的退讓和慷慨為他的帝國一再帶來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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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迦太基、羅馬和拉文納的城鑰被交到征服者手中時，安條克被波斯人摧毀，查士丁尼龜縮在君士坦丁堡，不敢出兵。

狄奧多里克和他的女兒過去忠誠守備著上多瑙河這條天塹，貝利薩留獲得了哥特戰爭的勝利，從另一方面來看對局勢反而產生了有害的影響，因為哥特的守軍被迫離開了久已相安無事的邊境。哥特人撤走潘諾尼亞和諾裡庫姆的兵力來防衛意大利，留下一片和平而富裕的地區。羅馬皇帝認為已經將這片土地納入了版圖，就將實際的所有權放棄給大膽而又最先前來的侵略者。多瑙河對岸的上匈牙利平原和外斯拉夫山地，自從阿提拉過世以後，為格庇德部族所有。他們尊敬哥特人的武力，藐視的不是羅馬人的黃金，而是羅馬人每年贈予津貼和補助背後的動機。沿著河流的工事堡壘裡的防備部隊已經被抽調一空，立即被蠻族佔領。他們的旌旗豎立在西米烏姆和貝爾格萊德的城牆上，致歉的詞句帶著嘲諷的語調，侮辱皇帝的尊嚴，令人無法忍受：

啊！愷撒，你在和平與戰爭中不斷奮鬥，所以才有這麼廣闊的疆域和為數眾多的城市，有些地區對你毫無用處，你何不放棄它們呢？格庇德人是你勇敢而忠誠的盟友，他們期待你的禮物，對你的恩典有無比的信心。

查士丁尼對這種僭越傲慢的態度充耳不聞，決定採取另外的報復方式。他沒有堅持作為皇帝保護臣民的權利，反而邀請一個外來的部族入侵多瑙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地帶，佔領這個區域的羅馬行省，於是倫巴第人
[307]

 日益高漲的勢力和名聲，阻止了格庇德人向外發展的野心。

倫巴第人這個以訛傳訛的稱呼，是商人和銀行家在13世紀才傳播開來的，他們是野蠻武士的意大利後裔。最原始的名稱是朗哥巴德人，原意是表示族人的鬍鬚長得濃密，式樣優美。我沒有意願要查詢或證實他們是否淵源於斯堪的納維亞人
[308]

 ，或者追尋他們遷移到倫巴第以前所經過的未知地區或經歷的不尋常冒險事跡。大約在奧古斯都或圖拉真的時代，能從古代的一片黑暗中看到一線歷史的曙光，首次知道他們出現在易北河與奧得河之間，凶狠的程度遠超過日耳曼人。他們樂於傳播令人信以為真的恐懼，說是他們的頭從外形上看像狗一樣，在戰場上殺死敵人後痛飲鮮血。他們人數雖少，卻靠收養最勇敢的奴隸來增加丁口，然而在勢力強大的鄰人環繞之下，只有用武器保護高傲的獨立精神。北國的風暴摧毀了不知多少家族和部落，只有倫巴第這艘小帆船還漂浮在水面，他們逐漸順流而下，向著南方和多瑙河前進。過了400年以後，古代的英勇聲名又再度出現在世人面前。他們的行為習性還是一樣的凶狠殘暴，有一樁殺害皇家貴賓的事件，是奉國王女兒的命令，當著她的面執行，她因聽到侮辱的話而被激怒，看到貴賓的身材矮小認為毫不足懼。被害人的兄長是赫魯利國王，要讓倫巴第人血債血償。不幸和災難才會使人恢復溫和與公正的天性，赫魯利人居住在波蘭的南部各省
[309]

 ，進行無禮的征討，結果反而自取其辱，遭到重大的挫敗，整個民族被打得四分五裂。

倫巴第人的勝利有資格獲得皇帝的友誼，他們在查士丁尼的請求下渡過多瑙河，根據雙方簽訂的條約，倫巴第人攻奪諾裡庫姆的市鎮和潘諾尼亞的城堡。劫掠的習性誘使他們越過寬廣的國境，沿著亞得裡亞海的海岸流竄，最遠抵達狄拉奇烏姆一帶，他們竟然用同樣殘暴的方式對羅馬盟友的城鎮和家園，那些原先逃脫魔掌的俘虜再度被他們抓走。但是倫巴第人否認了這些敵對的行為，皇帝也不願追究，就是有些突發的軍事行動，也用無傷大雅的冒險作為借口。倫巴第人運用武力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引起30年不斷的衝突，直到格庇德人完全滅絕才停止。敵對的民族經常在君士坦丁堡的君王面前為自己的理由爭辯，手段狡詐的查士丁尼會宣佈偏袒而且曖昧的判決，他對蠻族的憎惡是相同的，就用緩慢而無效的援助，盡量玩弄技巧來延長雙方的戰爭。

他們的實力非常強大，但是當倫巴第人把幾萬士兵送到戰場以後，仍舊自稱是弱勢的一方，要求羅馬人的保護。他們有大無畏的精神，然而勇氣並不可靠，兩支軍隊突然遭到恐慌的打擊，遠離對方撤出戰場，只剩下敵對的國王帶著他們的侍衛，留在空無人煙的平原上。在經過短暫的停戰以後，雙方的仇恨再次被點燃，回想以往羞辱的情景，使得緊接而來的戰鬥更為激烈和殘酷。一場決定性的會戰造成了4萬蠻族陣亡，格庇德人的勢力被完全摧毀，查士丁尼開始轉移畏懼和期盼的對象，倫巴第人年輕的君主阿爾波因開始展現個人的風格和氣勢，成為意大利未來的征服者。


 二、斯拉夫人和保加利加人的入侵行動(527—565 A.D.)

狂野的民族在俄羅斯、立陶宛和波蘭這片大平原上遷徙，過著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查士丁尼在位時，所有的民族全部並成兩個主要的族系，就是保加利亞人
[310]

 和斯拉夫人。按照希臘史家的說法，前者靠近黑海和梅奧蒂斯海，他們的姓氏或血統來自匈奴人，生活方式與韃靼人完全類似，非常簡陋，為世人所周知，可以毋庸贅述。他們是大膽剽悍而且射技高明的弓箭手，每人都有成群不知疲累的馬匹，渴飲馬奶，等到盛大的宴會就食用馬肉，養育的成群牛羊在後面追隨前進，或在前引導，有時順著留下的蹄跡，可以找到逐水草而居的營地。無論是多麼遙遠的國家或是無法通行的地區，都無法阻止他們的入侵行動。雖然他們對敵人無所畏懼，但一般都會規避接戰迅速脫逃。保加利亞人分為兩個強大而又敵對的部落，相互之間發展成兄弟鬩牆的仇恨。皇帝給予的友誼或禮物都會引起他們激烈的爭執，使臣只能從不識字的君主嘴裡接受口頭指示。
[311]

 根據他的轉述，這兩個部落之間主要的區別是：一派是忠誠的狗，而另一派是貪婪的狼。不管哪一類的保加利亞人都被羅馬人的財富吸引，他們以斯拉夫人的名義擁有含混的主權，快速的行軍被波羅的海阻止，除此之外，北部極端的寒冷和貧窮，使他們停頓不前。

斯拉夫人還有一些種族，不論在任何時代，看上去都擁有同一地區的主權，他們有無數的部落，不論相互的距離多麼遙遠，或是態度如何的對立，都使用同一種語言(非常刺耳而且毫無規律可言)。一般認為他們的外形很相像，膚色沒有韃靼人那樣黝黑，但還不到日耳曼人的白皙程度，就是身材也沒有那樣的高大。4600個村莊
[312]

 散佈在俄羅斯和波蘭的行省中，整個地區缺乏石材和鋼鐵，他們的木屋用整根的樹幹很粗糙地築成，建造或隱匿在森林的深處、河流的兩岸或沼澤的邊緣。毫無讚美之意地說，他們的住處完全可以跟水獺相比。事實上他們的住處和水獺的窠穴也的確很像，都有兩個出口，分別通到地面和水裡，以供野蠻居民逃脫之用，但水獺這種奇特的四足獸無論是潔淨的愛好、工作的勤奮還是群居的習性，都是斯拉夫人所無法比擬的。肥沃的土壤供應斯拉夫人豐碩的農產，倒不是說當地的土著會賣力耕作。他們的綿羊和長著彎角的牛只體形壯碩，而且數量極多。他們的田地種植著的粟米和高粱
[313]

 ，是一種粗劣而且營養價值很低的食物，這是他們的主食，對他們來說就像我們的麵包一樣。鄰國不斷掠奪，迫得他們要把財寶埋在地下，但是他們對於外來的陌生人，大家一致謹守古老的習慣，表現出樸實、堅忍和好客的德性。他們把威力強大的雷神當成最高的主宰來頂禮膜拜，位階較低的神祇是河神和山林女神，普通的崇拜儀式是向神許願和奉獻犧牲。

斯拉夫人拒絕服從權威人物，不論是暴君、國王還是官吏。他們受到閱歷和經驗的限制，加上情感和習性非常固執，無法就公正的法律或全面的防衛，構成適合整個民族的體系。一般而言，年齡和勇氣可以獲得他們發自內心的尊敬，但每個部落或村莊都像分離的獨立共和國，所有公共事務的推動要靠說服而不是強迫。他們唯一擁有的戰鬥兵種是步兵，除了一面笨重的盾牌，全身赤裸沒有任何可用來護體的甲冑，所用的攻擊武器是一張弓和一筒浸過毒液的短箭，以及一根很長的繩索，做成活套後，將之很有技巧性地投擲出去捕捉敵人。斯拉夫人編成的步兵部隊，在戰場上靠著行軍的速度、機警的動作和堅忍的毅力，是非常危險的敵手。他們能游泳和潛水，可以躲在水底靠著中空的蘆葦呼吸空氣，所以在有河流或湖泊的地方，通常會遭到他們出其不意的伏擊。但是這些只能算是探子或斥候的伎倆，斯拉夫人不知道兵法戰術，他們的名聲在歷史上默默無聞，進行的征戰行動並不榮譽。
[314]



我已經概括性地提到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亞人的一般狀況，並不打算將雙方區分開來，就是保加利亞人本身也不一定很清楚，何況他們認為沒有必要。事實上他們的重要性在於與帝國相鄰有多近而定。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片平坦的國土為安特人所據有，這是斯拉夫人的一個部落，可以讓查士丁尼出兵討伐，獲得征服者的頭銜，滿足他那誇耀的心理。
[315]

 他為了對付安特人，在下多瑙河修建防衛工事，花了很大力氣跟一個民族保持同盟關係。這個民族居住在北部洪水氾濫的地區，大約有200英里寬，位於外斯拉夫尼亞山區和黑海之間，有直通的水道可以聯絡。但是安特人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遏阻暴怒的狂流，來自100個部落的斯拉夫人帶著輕型裝備，用同樣的步速，跟隨在保加利亞人的馬隊後面前進。每名士兵只要繳納1個金幣，就能獲得安全而輕易的撤離，讓他們通過上多瑙河地區格庇德人所控制的通道。蠻族所抱持的希望或恐懼、他們之間內部的聯合或爭執、偶然出現結凍或變淺的溪流、他們對作物或葡萄的期盼、羅馬人的興旺或是災禍，這些原因都使他們重複著每年的寇邊和侵襲行動。
[316]

 全面敘述實在太過冗長，所有的事件無非都是破壞。

拉文納開城投降的那一年，甚至就是同一個月，匈奴人或保加利亞人的入侵非常嚴重，造成可怕的災難，使以前的襲擾難免相形見絀。他們流竄開來，從君士坦丁堡的郊區一直到愛奧尼亞灣，摧毀了32個市鎮或城堡。波提狄亞被夷為平地，這個城市由雅典人建造，曾經受到腓力的圍攻。然後他們回師渡過多瑙河，馬後拖曳著12萬查士丁尼的臣民。在接踵而來的大舉進犯行動中，他們突入色雷斯·切森尼蘇斯的邊牆，毀滅人煙稠密的地區和民眾，大膽的蠻族竟敢越過赫勒斯滂海峽，將亞細亞的戰利品運回後再回到同伴的身邊。

另外一批蠻族不把羅馬人放在眼裡，從溫泉關隘道穿過科林斯地峽，沒有遇到抵抗，如入無人之境。希臘人遭受蹂躪已是習見之事，類似的破壞行動在史書上無法引人注意。皇帝修建很多工程用來保護帝國的安全，臣民現在遭到無謂的犧牲，被忽略的部分只能暴露出既有的弱點。有人用諂媚的言辭稱讚那些城牆，稱其固若金湯，但等到守備部隊放棄或是蠻族大膽攀登時，全部不堪一擊。3000名斯拉夫人狂妄到竟然分為兩支隊伍，查士丁尼自命不凡的統治真是處處衰弱，令人感到可悲。他們渡過多瑙河和赫布魯斯河，擊敗那些竟敢阻止他們進軍的羅馬將領，肆無忌憚地搶劫伊利裡亞和色雷斯的城鎮。但是這兩個地區的戰備狀況和兵力數量，遠超過進犯的蠻族，所以守軍在心態上輕視敵人。

斯拉夫人無所畏懼的精神值得讚許，但是他們帶著惡意和精心規劃的殘酷行為受到控訴，因而玷污了名聲，說他們根本不考慮俘虜的地位、年齡和性別，就施以令人髮指的刺刑，或者活生生將犯人的皮剝去，或者用四根木樁將手足綁緊，再用木棍將人擊斃。再不然就是將人關在很大的建築物裡，與戰利品和牛只一起葬身火焰之中，這些都是戰勝的蠻族無法帶走或者妨礙行軍的東西。
[317]

 也許更公正的敘述會減少這些可怕行為的數量以及改變行為的性質，他們有時會免於殘酷法律的報復。托庇魯斯
[318]

 圍城之戰，負隅頑抗的守備部隊激怒了斯拉夫人，他們殺死1.5萬名男丁，但是饒恕了婦女和兒童。最有價值的俘虜通常會被保留下來，提供各種勞務或是支付贖金，奴役的生活和管理不會很嚴苛，期限也不會太長，很快就會得到釋放而且條件很寬大。但查士丁尼的臣民或史官激於氣憤，發出義正詞嚴的指責。普羅科皮烏斯非常肯定地表示，在32年的統治期間，蠻族的入侵每年要使羅馬帝國喪失20萬居民。土耳其歐洲部分的人口差不多等於查士丁尼行省的人口數，要是依據普羅科皮烏斯的估計，30年損失600萬人，這個地區可能無法出現這樣大的數量。
[319]




 三、突厥人在中亞建國及向外擴張的狀況(545 A.D.)

在這次狀況模糊的災難之中，歐洲感到了一場變革，並為之震驚不已，世界上首次出現突厥人
[320]

 這個稱呼和民族。就像羅慕路斯一樣，這個好戰民族的始祖被母狼哺乳，有眾多的後裔子孫。突厥人的旗幟就用這種動物作為象徵，用來保存神話的記憶或是傳奇的觀念。無論是拉丁姆還是西徐亞的牧人，即使相互之間沒有任何交往，都會產生同樣的觀念。距離裡海、北冰洋、中國和孟加拉灣都有2000英里的地方，有一條顯眼的山脈，是亞洲的中心和頂峰，在不同民族語言中，分別稱為伊穆斯山、卡夫山
[321]

 、阿爾泰山、金色山脈或地球的腰帶，峰巒高峻的山區四周出產很多礦產。突厥人曾在鐵匠鋪
[322]

 裡幹活，為戰爭製造武器，是柔然可汗最受輕視的奴隸。一位勇敢而且雄辯的領袖在他們中間崛起，終於能夠結束他們的奴役生活，他說服同胞要把為主人製造的武器拿在自己的手裡，作為爭取自由和勝利的工具。他們從群山中衝殺出去
[323]

 ，一根權杖就是他的勸告所換來的報酬。在每年的慶祝祭典中，突厥人都會將一塊鐵放在火爐中加熱，鐵匠用的大錘從君王的手裡傳遞給貴族，突厥民族在很多世代裡，對這卑微的職業以及合理的驕傲都有記錄。

阿史那土門是最早的領袖，在對抗鄰近部落的戰鬥中，靠著族人的勇敢和他的能力贏得勝利。他竟敢要求娶可汗的女兒，這個奴隸或工匠的無理取鬧遭到拒絕，後來他與更為尊貴的中國公主結親，他的羞辱得到補償。一次決戰幾乎絕滅整個柔然民族，新的突厥帝國建立在韃靼地區，勢力更為強大。他們統治整個北方，公開承認遠方征戰的利益並沒有多大好處，仍舊忠誠依附著祖先的雄偉山脈，不願離開。皇家的營地所選的位置很少會看不到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從山間流淌而下灌溉卡爾梅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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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密的草原，養育著世界上體形最壯碩的牛羊，土地肥沃多產，氣候溫和宜人，這片樂土上從未發生過地震和瘟疫。

皇帝的寶座轉向東方，黃金雕成的狼置放在長矛的頂端，好像在護衛著御帳的出口。中國的奢華和迷信使阿史那土門的繼承人受到誘惑，他要建築一個城市和廟宇的企圖，被蠻族長老純樸的智慧擊敗。長老說道：

突厥人的數量還不到中國居民的百分之一，如果我們能和他們分庭抗禮，那是因為我們一直在移動，沒有定居的人口，如果我們能和他們勢均力敵，那是因為我們一直在作戰和出獵。要是我們強大，我們就進軍征服四方；要是我們弱小，我們就退卻藏匿不出。突厥人要是把自己限制在市鎮的城牆裡，一次會戰的失利就會摧毀整個帝國。僧人的教導是容忍、謙卑和看破世情，啊，皇上，這不是英雄人物應該信奉的宗教。

他們勉強接受了瑣羅亞斯德的教義，但是絕大部分族人還是遵守祖先的言行，沒有任何疑義。奉獻犧牲的榮耀保留給最高神祇，他們在刺耳的讚美詩中，衷心信服風、火、水、地賜給他們的恩惠，祭司從占卜術中獲得相當的利益。他們未寫成文字的法條非常嚴苛而公正：竊賊處以10倍的罰款；通姦、叛逆和謀殺處死刑；怯懦的罪行很少被發現，但是一旦發現絕不姑息，施加的懲罰極為嚴厲。由於附屬的民族都在突厥人的旗幟下進軍，他們的騎兵不論人馬都號稱以百萬計，其中一支主力部隊由40萬士兵組成。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他們分別與羅馬人、波斯人和中國人處於時戰時和的關係。

在他們的北部邊界發現了一些足跡，從形狀和位置來看屬於堪察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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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遊獵民族，用狗拖著雪橇，居處埋在地下。突厥人對天文學沒有概念，但是從博學的中國人那兒獲得星象觀察的成果，一座8英尺高的日晷儀安裝在皇家營地，正好是北緯49度，同時記載他們征戰所及最遠之處，離北極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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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3度，或者少於10度以內。他們向南征戰最光輝的成就是制服尼泰萊特人或白匈奴，這是個舉止高雅而又黷武好戰的民族，據有商業發達的城市波卡拉和撒馬爾罕。白匈奴曾經擊敗波斯國君，勝利的軍隊沿著印度河進軍，可能抵達河口地區。突厥人的騎兵部隊向西最遠到達梅奧蒂斯湖，他們在寒冬的結冰期渡過該湖。可汗居住在阿爾泰山山麓，下達命令圍攻博斯普魯斯
[327]

 ，這個城市自願從屬於羅馬，在古代他們的君王是雅典人的盟友。

突厥人向東進犯中國，通常是趁朝廷沒有能力應付時。我從那個時代的歷史得知，他們擊潰堅忍的敵軍，大肆屠戮，真所謂「殺人如刈草，戰慄不聞聲」。中國的官吏稱頌一位皇帝的智慧，他用黃金打製的長矛驅走蠻族。突厥國君鑒於野蠻帝國廣大的疆域，不得不建立三個屬國，從自己的血胤中選派國王，但是他們很快忘記了感激和忠誠。奢華的生活使征服者日趨虛弱，除非是一個勤奮的民族，否則會帶來致命的後果。中國的政策是唆使被征服的民族恢復獨立自主，突厥人的勢力只維持了一段時間，大致有200年。突厥人的名聲和主權在亞洲南部地區重新恢復，是後來的事。那些繼承了他們原有土地的王朝，他們的歷史與羅馬帝國的衰亡沒有關聯，因此慢慢歸於平靜而被人遺忘。


 四、阿瓦爾人與帝國的結盟及突厥人的跟進(558—582 A.D.)

突厥人的征戰過程極其快速，他們在提爾河的兩岸地區，攻擊並制服了一個名叫奧爾戈斯的民族，這個民族也稱為瓦羅奈特人，因為深黑的河水和幽暗的森林而得名。
[328]



奧爾戈斯的可汗及30萬臣民慘遭殺戮，遺留的屍體散佈在4天行程的廣大地域之內，倖存的族人承認突厥人的權威和仁慈，還有一小部分的武士大約有2萬人，情願亡命異鄉也不要過奴役的生活。他們沿著伏爾加河這條已知的路線前進，很高興當地的民族將他們誤認為是阿瓦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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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靠著這個著名的稱號，將錯就錯用恐怖的手段擴大聲勢。不過，即使是阿瓦爾人本身，還是沒有力量脫離突厥人的高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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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他們在前進的途中連續獲得勝利，這群新出現的阿瓦爾人抵達高加索山脈的山麓，這裡是阿蘭人
[331]

 和切爾克斯人的鄉土。阿瓦爾人首次聽到羅馬帝國的壯麗和衰弱，卑辭請求他們的盟友阿蘭國君，能夠引導他們走向富裕的坦途。

他們派出的使者獲得拉齊卡(Lazica)總督的同意，經過黑海被送到君士坦丁堡(558 A.D.)。整個城市的人民蜂擁而出，帶著好奇而又恐懼的神色觀看陌生的來客。他們的長髮用絲帶綁得很整齊，編成辮子垂在背部，但其餘的衣著像是模仿匈奴人的樣式。當他們得到允許覲見查士丁尼時，首位使者康迪什對羅馬皇帝發表以下的談話：

啊！偉大的君主，你可以看到，你的面前是勢力強大和人口眾多的民族派出的代表，阿瓦爾人不僅威名遠播，而且所向無敵。我們願意獻身為你服務，現在要是有誰膽敢擾亂你的安寧，我們有能力幫你擊敗和殲滅這些仇敵。我們期望作為聯盟的代價和英勇的報酬，能夠賜予我們貴重的禮品、每年的賞賜和大量的財物。

使者來朝時，查士丁尼已統治了30多年，到達75歲的高齡，身心都已衰弱而困怠。這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征服者，對人民的長久利益漠不關心，只要能頤養天年，屈辱的和平亦在所不惜。在一篇精心撰寫的咨文中，他把決定告訴元老院，一方面要掩飾羞辱的行為，再則要獲得阿瓦爾人的友誼。元老院也像中國的官吏一樣，對君王的過人睿智和先見之明讚譽不已。奢華的器具立即準備妥當，用來蠱惑蠻族，諸如絲質的衣物、柔軟而又華麗的臥榻、嵌金的手鏈和項圈。使者在離開君士坦丁堡時，對於慇勤的接待感到極為滿意。瓦倫丁是皇帝的侍衛，負有同樣的使命，前往阿瓦爾人位於高加索山麓的營地。無論他們毀滅還是獲勝都會對帝國產生同樣有利的後果，於是瓦倫丁說服他們侵略那些與羅馬為敵的國家。受到禮物和承諾的引誘，他們樂意採取符合征服天性的行動。這些在突厥大軍面前逃走的流亡人員，渡過塔內斯河與波裡斯提尼斯河，大膽進入波蘭和日耳曼的腹地，違背民族之間共同遵守的法律，縱情濫用勝利者的權利。

10年的時光轉瞬而過，他們的營地已經安置在易北河與多瑙河，很多保加利亞人和斯拉夫人的姓氏已經在地球上消失，有些剩餘的部落在阿瓦爾人的旗幟下出現，成為他們的屬國和諸侯。阿瓦爾人的國王有個特別的頭銜叫作「台吉」，表面上仍舊要增進與皇帝的友誼。查士丁尼一直在打如意算盤，想把他們安頓在潘諾尼亞，用來抵制倫巴第人所獲得的優勢。一名阿瓦爾人的行為不知算是美德還是背叛，他透露了同胞帶有惡意和野心的秘密計劃，使得君士坦丁堡中止原來講好的條件，拘留他們的使臣，拒絕讓他們在帝國的都城購買武器。對於這個怯懦又猜疑的計謀，阿瓦爾人大聲抱怨。

皇帝的處理方式有所改變，可能是接受了阿瓦爾人的征服者派出的使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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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隔遙遠的距離可以使雙方免於兵戎相見，但仍舊無法消除彼此的仇恨。突厥人的使臣追蹤阿瓦爾人的足跡，從賈伊克河、伏爾加河、高加索山、黑海到君士坦丁堡，最後終於出現在君士坦丁繼承人的面前，請求皇帝不要支持叛徒和流亡者的復國大業。貿易在這場極不尋常的協商中發揮作用，粟特人現在是突厥人的屬民，他們掌握最好的機會，要從裡海的北面開闢新的商隊路線，把中國的絲綢運進羅馬帝國。波斯人一心要保護錫蘭的海上航運路線，在波卡拉和撒馬爾罕阻截駱駝商隊，輕蔑地將沒收的絲織品燒成灰燼，有些突厥的使臣懷疑是在波斯被毒死。

大可汗允許忠誠的諸侯也就是粟特的國君馬尼阿克，在拜占庭宮廷提出同盟條約對付共同的敵人。他們穿著鮮明的衣服，帶來貴重的禮物，這些都是東方奢侈生活的成果，使得馬尼阿克和他的僚屬與北方粗魯的蠻族有很大的區別。他們運用西徐亞人的字符和語文所寫的書信，等於宣佈這個民族已經到達科學的入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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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列舉征服的行動，獻上突厥人的友誼和軍事協助，為了表示誠信無欺，要用他們自己和國君的性命，也就是迪薩布爾的名字，發出可怕的詛咒(如果他們欺騙和偽證，會遭到這樣的懲罰)。

希臘的君王用慇勤和友善的態度，接待距離遙遠而又勢力強大的王國所派遣的使臣，粟特人在看到絲蠶和織機以後感到失望。皇帝公開否認與逃亡的阿瓦爾人有關係，或是故作姿態否認，但是他接受突厥人提出的同盟，批准的條約由羅馬的大臣帶到阿爾泰山山麓。查士丁尼的繼承人接位以後，經常的拜訪和善意的交往更增強了兩個民族之間的友情。可汗允許那些最得歡心的諸侯可以比照辦理，竟然有106名突厥人因不同的狀況，在同一時候離開自己的國家去訪問君士坦丁堡。

從拜占庭宮廷到阿爾泰山的旅行，沒有明確記載路程和需要的時間。穿越韃靼地區不知名的沙漠以及高山、河流和沼澤，經過的路途一定很難辨識清楚。保存至今的一份有趣文件中，記錄了羅馬使臣在皇家營地受到款待的情形。他們經過生火與薰香的淨化儀式之後，被引導前往覲見迪薩布爾，這儀式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兒子在位時仍存在。他們在黃金山脈的山谷裡，見到可汗坐在御帳裡裝著輪子的寶座上，依狀況需要可以隨時用馬拖著行動。使臣首先呈上禮物，由相關的官員一一接下，再高聲誦讀華麗典雅的賀詞，表達羅馬皇帝的心意，祝福突厥人的軍隊旗開得勝，可汗的統治興旺長遠，地球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保持密切的同盟關係，雙方開誠佈公精誠合作，絕對不會產生猜忌和欺騙。迪薩布爾的答詞同樣表示出誠摯的友情，在延續一整天的盛大宴會中，使臣的座位被安排在他的旁邊。御帳的四周懸掛著絲質帷幕，餐桌上有一種韃靼人的飲料，像酒一樣多喝就會醉倒。次日的款待更為隆重鋪張，第二座御帳裡的絲質帷幕上，繡著各種精美的圖像，皇家的座位、酒杯和器具都是用黃金打造。第三座是龐大的天幕，支撐的木柱全部裝飾得金碧輝煌，一個純金製作的床榻用四個金孔雀頂起來，御帳的通道前面有銀製的擺設和雕像，很多大車上堆放著各種令人讚賞的藝術品，能夠顯示出他們作戰的英勇而不是工作的勤奮。

迪薩布爾率領軍隊到達波斯的邊界，羅馬盟友隨著突厥人的營地行軍了很多天。他們在告辭回國時，比起波斯國王的特使受到更為優厚的待遇，對手借酒裝瘋大聲喧鬧，擾亂皇家宴會的莊嚴和安寧。波斯人的國境在東西兩面，分別與突厥人和羅馬人相鄰，國王科斯羅伊斯的權勢和野心，加強了這兩個國家的聯盟。但相隔遙遠的國家不關心彼此的利益，也就會忘記條約和誓言所規定的義務。迪薩布爾的繼承人在父王的葬禮上，接受羅馬皇帝提比略二世派遣的使臣前來向他致敬，使臣依據同盟的關係提出入侵波斯的要求。傲慢的蠻族表示出極為氣憤的態度，對使臣疾言厲色大加指責。可汗指著自己的嘴巴說道：

你可以看到我的十根手指，就像你們羅馬人有這麼多根舌頭一樣，所說全部都是謊言和偽證。你們對我講話是一種語氣，對我的臣民又是另外一套，用滔滔不絕的強辯來欺騙我們整個民族，要讓盟友很倉促地投身到戰爭和危險之中，自己則在一邊坐享其成，到時又忘記恩主對你的情義。你們趕快回去告訴你們的主子，讓他知道突厥人不會說謊也不原諒謊言，他犯了過錯，很快會面對應得的懲罰。就在他用奉承和空洞的說辭向我懇求友誼的時候，竟然與我的叛徒瓦羅奈特人聯合起來。要是我親率大軍來征討為人所藐視的奴隸，他們會在我揮鞭的嘯聲中戰慄，他們不過是千軍萬馬的騎兵踐踏下的螻蟻而已。我不是不知道前進的道路，可以帶領大軍入侵你們的帝國；我也不會拿不實的借口做擋箭牌，說高加索山成為難以攻陷羅馬人的屏障。我知道涅斯特河、多瑙河和赫布魯斯河的進軍通道。突厥的武力已經降服所有最好戰的民族，全世界從日昇到日落之地全是我繼承的遺產。

雖然曾經有過這些威脅的論調，但相互的利益使羅馬人和突厥人很快恢復同盟的關係。可汗的驕傲較之憤怒產生更大的作用，當他宣佈對盟友莫裡斯皇帝發起重大的侵犯行動時，他稱自己是7個種族的君王，世界7個地域的領主。


 五、波斯的現況及科斯羅伊斯的文治武功(500—579 A.D.)

亞洲的國君為了獲得「萬王之王」的頭銜，經常發生激烈的衝突和鬥爭，從目前對抗的情勢看來，證明這個稱號還沒有落在哪位競爭者的頭上。突厥人的王國在南面以阿姆河或稱吉昂河為界，圖朗與敵對的伊朗也就是波斯王國，被這條大河分隔開來。波斯這塊面積有限的範圍，竟能包容規模如此龐大的權力和人口。波斯人不斷輪番侵入突厥人和羅馬人的領土，或是驅退他們的進犯。現在還在統治的薩珊王朝，早在查士丁尼即位前300年就已據有寶座，跟他同時代的國王卡巴德斯又稱科巴德，在對抗阿納斯塔修斯皇帝的戰爭中獲得勝利，但是他的統治因為內政和宗教問題產生很多困擾。他成為臣民手中的囚犯，被國內的敵人放逐，靠著妻子出賣貞操使他恢復自由。蠻族傭兵的幫助雖然會帶來危險，但是靠著他們殺死自己的父親以後，總算讓他重新獲得王國。貴族懷疑科巴德不會忘記被放逐的往事，甚至也不會原諒協助他復國的人士。人民為瑪茲達克的宗教狂熱所迷惑和煽動，他的主張是共有女性
[334]

 和人人平等，將侵佔所得的良田與美女分享給追隨的徒眾。

科巴德所制定的法律和上行下效的行為，使得社會的秩序大亂
[335]

 ，波斯國王飽嘗衰亡時代所帶來的苦果。這時他感到極為擔憂的事，就是想要改變繼承的自然和習慣法則，把王位傳給最喜愛的第三個兒子——在歷史上名聲響亮的科斯羅伊斯或稱努息萬。為了使這個青年在各國眼中顯得地位更加顯赫，科巴德期望查士丁皇帝能夠收養努息萬，拜占庭宮廷一心謀求兩國之間的和平，也想接受這個建議。科斯羅伊斯也可能從羅馬養父那兒獲得繼承權，但是這種做法會在未來產生禍害，財務大臣普羅科盧斯提出建議，情勢很快發生轉變。拜占庭提出借口說，收養的程序無論採用民事或軍事的儀式
[336]

 都有困難。雙方簽訂的條約突然失效。科斯羅伊斯這時正抵達底格里斯河，在向著君士坦丁堡前進的途中，發生拒絕的事件使他深感羞辱和不滿。他的父親遭受失望的打擊以後並沒有活多久，逝世君王的遺囑在貴族的集會中被宣讀，一個強有力的黨派在事先完成準備，根本不考慮繼承的年齡優先級，擁護科斯羅伊斯登上波斯的王座。他的統治長達48年之久
[337]

 ，那是人民幸福安樂的盛世，努息萬公平正直，千秋萬世為東方民族所讚不絕口。

然而國王的公平正直只有他本人及所有臣民瞭解，而且只是為了充分滿足自己的情感和利益。科斯羅伊斯是一位征服者，最大的德行是在考量和平與戰爭的時候，雖然受到野心的激勵，但是同樣會遵從審慎的制約。他將國家的偉大與個人的幸福混淆在一起，為個人的名聲或消遣而犧牲數以千計的性命。在處理有關家族的事務方面，我們認為公正的努息萬是個暴君。他的兩個兄長被剝奪登極稱帝的美好前途，未來的生活位於最高階級和普通臣民之間，自己會感到憂慮，也會讓主子飽受威脅。恐懼和報復會引誘他們反叛，而只要他們謀逆的行為有一絲一毫的證據，就會讓逼他們下台的人感到滿足。處死這些不幸的王孫及跟隨者，讓科斯羅伊斯的安全得到保障。一位久歷兵戎的將領基於同情心，竟然救下無辜年輕人的性命並將他們私下放走，這件善行被他的兒子洩露出去，然而他的功德勝過征服12個民族。梅波德斯工作熱誠，行事審慎，確保科斯羅伊斯的王座不受任何威脅，但是他對皇室的召喚暫時不予理會，一直到他完成軍事校閱的責任以後，才立刻趕到皇宮大門前安放鐵鼎的地方
[338]

 ，凡解救或接近者一律處死。在他的判決宣佈之前，科巴德的兒子固執剛愎的傲氣和忘恩負義的作為，讓梅波德斯多受了幾天的活罪。但是普通人民特別是東方的民眾，對於高層人士受到殘酷的迫害，不僅諒解甚至還讚揚君王。高官是充滿野心的奴隸，讓任性多變的主子僅憑著一時的喜怒，就可以決定他們的生死。

努息萬也就是科斯羅伊斯的確可以稱得上公平正直：他對自己所要奉行的法律，不會受到誘惑而違背；他懲罰那些冒犯他的尊嚴和危害個人幸福的罪行。他的政府秉持穩定、嚴格和公正的要求，統治初期致力於廢除危害社會的「共產」原則，把瑪茲達克的門徒所侵奪的土地和婦女，歸還給合法的所有人。他對宗教狂熱分子或藉機斂財的騙徒給予適當的懲處，這是為了安定社會內部應盡的責任。他對於寵信的官員並沒有一味聽從，帝國有4個最重要的行省亞述、米底、波斯和巴克特裡亞納，分別設置太守來管理。為了挑選各級法官、行政首長和重要幕僚，他盡力取消覲見時的繁文縟節，按照天賦才能而不是家世出身來用人。他經常用委婉的語氣提到他的意圖，偏愛關心窮人的官員，讓腐化從法院絕跡，就像祆教的祭司一樣，根本就不讓狗進入聖殿。阿爾達希爾的法典重新被頒布使用，成為官員推行政務的章程和準則。他用迅速的懲處來使官員保持操守，所派出的私下和公開的監察人員，對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做出詳盡的報告。他經常從印度到阿拉伯邊界不斷巡視所有的行省，使得他一生的志業有益於國計民生，較之在天上的兄長要更勝一籌。

波斯國王始終把教育和農業視為最緊要的兩個目標，在波斯的每一個城市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和貧苦家庭的兒童，都由公家出錢照顧他們的生活，使他們受到教育。女孩與同階層最富有的市民結婚，男孩根據他們的能力從事工匠的職業，或者被拔擢到更榮譽的職位。他用獎勵和津貼來恢復遭到人們遺棄的村莊，對於無力耕種田地的佃農和農人，他分發牛只、種子和耕種的工具。稀少而寶貴的水源要盡量節省管制使用，運用各種方法供應給波斯乾旱的地區。
[339]

 繁榮興旺的王國是他施行仁政的成果和證據，要說他還有什麼重大的過失，那也是東方的專制政體使然。要是拿科斯羅伊斯和查士丁尼這兩個長期競爭者做比較，無論是功績還是運道，都是蠻族這邊佔有優勢。

頌揚科斯羅伊斯公正的同時也要稱譽他好學求知的名聲，7個希臘哲學家受到不實傳聞的欺騙，說是柏拉圖的門徒登上了波斯的王座，答應前去拜訪他的宮廷。難道科斯羅伊斯真像他們期許的君王那樣，不但不辭辛勞從事戰爭和政府的工作，還能像他們那樣有淵博的學問，在雅典的學院熱烈討論深奧難解的問題來打發閒暇的時間？專制暴君從小接受教導，認為他那至高無上和變動不居的意願，是義務和職責的唯一規範，而且合乎道德的要求，難道他們指望哲學的「教訓」，能夠為他指出人生的方向，控制他的情緒？
[340]

 科斯羅伊斯過於炫耀自己讀書獲得的知識，而且他所學的內容很膚淺，但是他那好學的精神對一個聰明的民族，會產生鼓舞和振奮的作用，使得科學的光芒普照整個波斯的國土。
[341]

 在貢迪·沙普爾建立的一所醫藥學校，選址靠近皇家城市蘇薩，後來逐漸成為教授詩學、哲學和修辭的文理學院。同時，波斯的學者開始著手纂修王國的編年史
[342]

 ，較為近代的史實詳盡而且可信，能夠為君主和人民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早期的蒙昧時代歷史完全是東方的神話故事，充滿巨人、飛龍和傳奇的英雄人物。
[343]

 每一個博學多才或自信的異鄉人，都會收到大量的賞金而致富，國君在談話中也會對他的學識倍加稱譽。他賜給一位希臘醫生
[344]

 的最高貴的報酬，是釋放3000名俘虜。詭辯家用盡心思在他面前爭寵，對於優拉尼烏斯的財富和傲慢氣憤不已，大家都將他視為最成功的對手。

科斯羅伊斯相信或至少尊敬祆教，在他統治的時代曾經發現有宗教迫害的跡象。
[345]

 然而他自己倒是保持開放的心靈，比較各個教派的信條和教義，經常自己召開會議，主持神學方面的討論，使得祭司的權威受到約束，人民的心靈得到教化。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臘和印度知名的著作被翻譯成波斯文，這些流暢而優美的詞句，讓穆罕默德用來描繪他心目中的天堂，只有阿戈西阿斯的無知和僭越，才會把這些著作打上野蠻和粗俗的標誌。然而希臘的歷史學家感到非常奇怪，他們發現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全部譯本，竟然使用一種外國的方言來翻譯，只是這種語言無法表達出自由精神和哲學思想的微妙奧秘。要是斯塔吉拉人
[346]

 的理性對所有語言來說，都同樣的隱晦難知，或是同樣的清晰明白，那麼蘇格拉底的門徒、他們那些戲劇藝術和言辭爭辯，就會永遠混合著希臘風格的優雅和完美。

他為了追求宇宙的知識，知道有位古老的婆羅門名叫皮爾佩，他的道德和政治寓言受到異乎尋常的尊敬，被印度國王收藏在寶庫之中，科斯羅伊斯於是派遣醫師佩羅澤斯前往恆河地區，指示他不惜任何代價也要獲得這本極有價值的作品。佩羅澤斯運用高明的手段獲得了一份抄本，憑藉著他的博學和勤勉完成翻譯的工作。皮爾佩的寓言
[347]

 在科斯羅伊斯和貴族的集會中誦讀，獲得大家的讚譽。印度的原文和波斯的譯本很久前就已喪失，但是阿拉伯哈里發的求知慾，使得古老的紀念物得以保存，出現在現代波斯語、土耳其語、敘利亞語、希伯來語和希臘語的作品之中，同時通過很多不同的譯本，轉譯為歐洲的現代語言。在目前的文本中，原本很特殊的風格、印度的生活習性和宗教信仰都已經完全消失，皮爾佩寓言的實質內涵，就簡潔的文體而言不如《斐德羅篇》
[348]

 ，也缺乏拉·封丹的作品那種樸素的魅力。整本嘲諷性的著作以15條道德和政治的格言最為出色，不過情節錯綜複雜，敘述過分冗長，教訓的意味過於明顯而且單調。這位婆羅門最重要的優點，是創造出令人歡樂的杜撰故事，修飾赤裸裸的現實，使得神聖的國王在聆聽時，或許可以減少教誨的刺耳程度。出於同樣的性質，可以用來告誡君主，只有臣民強大，他才擁有無可抗拒的實力。印度人發明的弈棋遊戲，也是科斯羅伊斯在位時傳入波斯。


 六、波斯入侵安條克及互有勝負的戰事(533—543A.D.)

科巴德之子登基以後，波斯王國與君士坦丁的繼承人之間爆發了連年的戰爭。等到查士丁尼急著想付錢解決問題時，他自己也為國內事務感到焦頭爛額，當然同意雙方休兵。科斯羅伊斯見到前來懇求停戰的羅馬使臣，接受以1.1萬磅黃金的賠款，作為簽訂永久和平協定的代價
[349]

 ，並且規定雙方的交換事項。波斯人負責保衛高加索的關隘，暫停攻擊達拉的行動，條件是東方的將領不得進駐此城。查士丁尼獲得休養生息的間隙，對此善加利用，對他達成心中的目標大有助益，阿非利加的征服就是他與波斯人簽訂條約的最初成果。科斯羅伊斯的使臣用和顏悅色的態度，索取了大批迦太基的戰利品，以滿足波斯國王貪婪的心理。貝利薩留的凱旋使波斯國王寢食難安，當他聽說這員將領只經過了三次快速的戰役就降服了西西里、意大利和羅馬，使它們服從查士丁尼的統治時，他不由得感到驚奇、嫉妒和畏懼。

科斯羅伊斯並不想在明面上違背協定，就在暗中煽動大膽而又機警的諸侯阿爾蒙達爾，這位薩拉森人的君主居住在希拉
[350]

 ，與他有關的事項並沒有包括在和平條約之內。阿爾蒙達爾仍舊與敵手阿里薩斯斷斷續續發生戰事，只是規模有限，不為人知而已。阿里薩斯是迦山部落的酋長，與帝國有結盟的關係。他們之間發生爭執的起因，是為了帕爾米拉南邊沙漠中一塊面積很大的牧場。眾所周知，自古老年代以來，這塊牧場就向薩拉森人繳納貢金，所以阿爾蒙達爾自認有合法的權利；然而迦山人就一條石砌的道路有strata這個拉丁名字提出申訴，認為這是羅馬人鋪設的，是主權屬於羅馬的無可置疑的證據。
[351]



兩位國君分別支持他們諸侯的陣營，雙方的調停緩慢而且問題重重。阿爾蒙達爾根本不認為這件事能得到解決，他靠著掠奪，使快速移動的營地滿載敘利亞的戰利品和俘虜。查士丁尼不願出兵擊退阿爾蒙達爾的部隊，反而想用錢收買他的忠誠，同時想方設法從邊陲之地，唆使埃塞俄比亞人和西徐亞人的部族侵入敵人的領土。然而這種盟友的幫助既遙遠又不可靠，帶有敵意的通信被人發現，證明哥特人和亞美尼亞人對於東部帝國存有怨恨之心，幾乎在同時，他們乞求科斯羅伊斯的保護。阿薩息斯的後裔子孫在亞美尼亞的人數甚眾，勢力極大，他們被激怒，聲稱要維護最後的民族自由和世襲權力。維提吉斯的使臣穿越帝國抵達他們面前，讓他們知道意大利王國即將面臨無可避免的危險，提出的說辭前後一致，不僅有效而且甚具份量：

我們站在你的寶座前，陳述的意見與雙方共同的利害息息相關。毫無誠信可言的查士丁尼，野心勃勃想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主人。你們與他訂立漫長的和平條約，等於出賣了人類的自由。那位君王說話有如盟友，行動卻像敵人，結果是朋友和敵人全都受到他的羞辱，給世界帶來血腥的死亡和混亂的情勢。試問廢除亞美尼亞的權利、剝奪科爾克斯的獨立、摧毀扎尼亞山區無拘無束的自由，還不都是他幹的好事？在冰凍的梅奧蒂斯湖劫掠博斯普魯斯的城市、在紅海的海濱摧毀棗椰樹林的翠谷，同樣的貪婪難道不是他的罪孽？摩爾人、汪達爾人和哥特人接連受到欺凌，原因在於每個民族都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袖手旁觀鄰人大禍臨頭。啊！大王！這是最重要的關鍵時刻，查士丁尼的軍隊和名聲顯赫的將領，全部被牽制在西方遙遠的地區，東部空虛，毫無防守的能力。如果你稍有躊躇和遲疑，貝利薩留就將帶著勝利的軍隊，很快從台伯河轉移到底格里斯河，波斯還是難逃被吞噬的命運。
[352]



經過一番爭論，科斯羅伊斯被說服要採取他一向所譴責的行動。但是波斯人對自己的軍事聲譽感到自負，不願對毫無防備的敵人發動戰爭，事實上他們的對手一直龜縮在拜占庭皇宮，不斷對外發佈嗜殺好戰的命令。

不管科斯羅伊斯的發怒是出於何種理由，總之他已破壞和平的基礎，只能靠著勝利的光輝，掩蓋應受譴責的謊言和借口。
[353]

 波斯軍隊集結在巴比倫平原(540 A.D.)，為免浪費時日，根本不理美索不達米亞防備森嚴的城市，而是沿著幼發拉底河的西岸行軍，直抵面積很小卻人口眾多的市鎮達拉，它竟敢阻擋萬王之王的前進。靠叛徒的出賣和突擊的行動，達拉的城門遭到縱火而洞開，科斯羅伊斯下令大開殺戒，他要查士丁尼的使臣歸國報告自己的主子，羅馬人的敵軍正在等著與他決一勝負。征服者的仁慈和公正仍然備受讚譽，當他看到一位高貴的婦女抱著幼兒，被很粗魯地拖著在路上步行時，不禁歎息而流淚，懇求神明用正義的手來懲罰這些作惡的人。然而，1.2萬名俘虜的贖金卻是200磅黃金。相鄰城市塞爾吉奧波裡斯的主教，願意用自己的誠信作為付款的保證。等到次年，貪婪的科斯羅伊斯絲毫不講情面，認為對方在慷慨訂約以後無法按時付款，堅持要求對未能善盡義務的東部帝國處以罰鍰。

他揮軍進入敘利亞的腹地，但是一支實力微弱的敵軍，在他到來之前就已經瓦解，不讓他獲得勝利的榮譽。因為不可能將這些地區納入版圖，波斯國王的侵略只能像一個強盜一樣到處燒殺擄掠。海拉波裡斯、貝雷亞或稱阿勒頗、阿帕美亞和卡爾基斯這些城市，陸續遭到圍攻。他們各自按照防守的實力和富裕的程度，用黃金和白銀作為贖款來購買安全。他們的新主子要求他們務必遵守條約的規定，自己卻肆意違犯。他從小接受祆教的培養和教導，進行這些褻瀆神聖的賺錢勾當，絲毫不感覺慚愧。他把裝飾一塊真十字架的黃金和寶石全部拿走，剩下光禿禿的遺物送還給阿帕美亞虔誠的基督徒。

自從安條克遭到地震摧毀以後，14年的時光轉瞬而過，查士丁尼慷慨解囊，使新狄奧波裡斯能夠興起，維持東方皇后的盛名，建築物和民眾使這座城市顯得更加偉大，可以抹除上次災難帶來的淒慘回憶。城市的一邊依靠山勢獲得堅強的防衛，另一邊是奧龍特斯河所形成的天塹，但是最容易進入的通道被一座形勢險要的高地控制。日耳曼努斯抱著卑鄙的心理，害怕敵人發現自己的弱點，所有適當的防備和應變措施全部遭他否定，不予執行。他是皇帝的侄兒，困在一座被圍攻的城市裡，對他的手下和自己的職務完全失去信心。安條克的居民繼承了祖先虛榮又好譏諷的天性，對於突然到來的6000名增援部隊感到大喜若狂，拒絕簽訂條件更為寬大的協定，他們站在城牆的防壁上，用狂妄的叫囂侮辱波斯國王的尊嚴。於是在國王親臨督導下，成千上萬的波斯人攀登雲梯發起突擊，羅馬傭兵穿過對面的月桂女神門飛奔逃走，安條克的青年還在頑強抵抗，只能給自己的家園帶來更為悲慘的後果。

科斯羅伊斯在查士丁尼的使臣陪同之下，從鄰近的山頭下來，帶著悲天憫人的語氣，哀歎不幸的民眾冥頑不靈，才遭受毀滅的命運。暴怒的殺戮還是毫不留情地四處蔓延，在蠻族的命令之下，整個城市陷入烈焰之中。安條克的主座教堂能夠安然無恙，出於征服者的貪婪而不是仁慈。聖朱利安教堂和使臣居住的區域，得到國王的同意，獲得光榮的赦免。風向突然改變，使距離較遠的街道不受波及，城牆還是保留下來，可以對新的居民提供安全的防護，但後來也沒有產生守備的功效。宗教的狂熱毀傷了月桂女神修飾華美的聖地，但是科斯羅伊斯在樹叢和流泉的景色裡，呼吸著清新純淨的空氣，在隨從行列之中還有一些偶像崇拜者，在幽靜的隱退之地向山林水澤的女神奉獻犧牲，應該沒有受到君王的怪罪。奧龍特斯河在安條克的下方18英里處流入地中海，這位傲慢的波斯人在征服期間，單獨到海中洗浴以後，為了感謝太陽，舉行莊嚴的祭典，同時也向祆教崇拜的太陽創造者致敬。要是迷信觸犯到敘利亞人的傳統信仰，他們會因君王提倡並支持賽車活動而感到興奮。科斯羅伊斯聽說皇帝支持藍黨，於是下達極為專制的命令，要確保綠黨的賽車手能獲得勝利。軍營的紀律應該使民眾得到安慰，一名士兵以公正的科斯羅伊斯為榜樣，大肆劫掠，他們為他的性命求情，但徒勞無功。

敘利亞的戰利品雖然無法滿足科斯羅伊斯的貪念，但是他已感到厭倦，開始慢慢向著幼發拉底河移動，他命人在巴巴利蘇斯附近搭建起一座臨時的橋樑，要大軍在三天之內全部通過。等到他班師回朝以後，就在距泰西封皇宮約一天行程的地點興建新城市，以將科斯羅伊斯和安條克這兩個名字永遠聯繫在一起。敘利亞的俘虜可以從這座城市認出自己在故鄉的住所的形狀和位置。構建浴場和雄偉的賽車場供他們使用，招來成群的樂師和賽車手，使亞述能出現希臘首府的歡樂氣氛。皇家創建者寬宏大量，使這些幸運的流放者能獲得糧食的配給，他們也享有特權，可以將奴隸認作親戚賜予自由。科斯羅伊斯受到野心或貪婪的吸引，將巴勒斯坦及神聖而又富裕的耶路撒冷視為下一個目標，君士坦丁堡及愷撒的宮殿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金城湯池。在他腦海中浮現的景象，是小亞細亞滿佈波斯的部隊，黑海都是波斯的船艦。

如果意大利的征服者沒有及時被派遣來防守東方，波斯國王的願望可能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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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著科斯羅伊斯在黑海的周邊地區謀劃野心勃勃的企圖，貝利薩留率領一支未發薪餉又無紀律的軍隊(541 A.D.)，越過幼發拉底河，在離尼西比斯約6英里的地方紮營。他經過仔細的策劃，要用非常巧妙的行動，引誘波斯人離開難以攻陷的城堡，等到在戰場獲得優勢，可以截斷敵軍的退路，或者尾隨敗逃的潰軍進入城門之內。他在波斯的國境中行進一天後，攻佔了錫索拉尼的堡壘，將俘虜的總督及挑選的800名騎兵送回國內，以在意大利的戰爭中為皇帝效命。他派遣阿里薩斯及阿拉伯人，加上支援的1200名羅馬人，渡過底格里斯河去蹂躪亞述地區，不讓敵人獲得穀物的收成。這個物產富饒的行省，已經很久沒有受到戰爭的災害。但是阿里薩斯難以駕馭的個性妨害到貝利薩留的計劃，他不僅沒有回到營地，也不願提供行動的信息。羅馬將領非常焦急，留在原地等待，軍事行動的時機已經失去，美索不達米亞的陽光灼熱，歐洲士兵的體質難以忍受。敘利亞的守備部隊和官員在毫無防禦能力的城市裡，為自己的安全而心驚膽寒。然而在這些狀況發生轉變之前，已經產生很大的成效，逼得科斯羅伊斯不顧重大的損失，只有倉促而又慌張地回師。要是貝利薩留的策略，獲得英勇善戰和紀律良好的部隊全力支持，那麼他就能達成民眾樂觀的期許，那就是征服泰西封和解救安條克的俘虜。等到戰役結束，不知感恩圖報的宮廷又將他召回君士坦丁堡。

次年春天(542 A.D.)敘利亞再次發生危機，他重新獲得信任，恢復指揮權，被派遣的英雄幾乎是單身一人騎著快速的驛馬上道，憑著他的名氣，只要親自露面，就會消弭敵人對敘利亞的入侵行動。他發現羅馬的將領包括查士丁尼的侄兒，都藏身在深溝高壘的海拉波裡斯，不敢出戰。他不願聽從怯懦的建議，命令他們隨他前往歐羅普斯，決定將所有的部隊在那裡集結，遵從上帝對他的指示，不論在任何地方都能達成拒止敵軍的使命。他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表現出強硬的姿態，牽制科斯羅伊斯，使其不敢進軍巴勒斯坦。波斯國王派出使臣來當探子，貝利薩留藉著接見的機會，運用手段擺出壯大的軍容，從海拉波裡斯到大河之間的平原滿佈騎兵部隊，6000名高大健壯的士兵在此行圍出獵，根本無視當面的敵軍。使臣在對面河岸看到1000名亞美尼亞騎兵，顯然是在防守渡過幼發拉底河的通路。貝利薩留的帳幕用最粗糙的麻布製成，他就像一位不屑東方奢華的武士，只使用簡單的設施。投身在他麾下的各民族成員，刻意參差不齊圍繞著帳幕排列，更是顯得刁斗森嚴。色雷斯人和伊利裡亞人在前面，赫魯利人和哥特人居於中央，遠方則是摩爾人和汪達爾人，陣式鬆散，顯得人數眾多。他們穿的服裝輕便而又靈活，第一名士兵手裡拿著皮鞭，第二名帶著長劍，第三名是強弓硬弩，第四名或許是一把戰斧，展現出部隊的剛強勇猛和將領的機警敏捷。科斯羅伊斯為查士丁尼部將的行為所欺騙，也對他的才能感到畏懼，知道敵手曾建立蓋世的功勳，完全摸不清楚對方的實力，害怕萬一在遙遠國度決戰失利，到時沒有一個波斯人能活著回去講述這悲慘的戰事。

波斯國王趕緊退過幼發拉底河，貝利薩留逼著他退卻，表面上裝出一副趕盡殺絕的樣子，事實上就是一支10萬大軍也不見得能夠成功。等到危害國家的強敵不支敗逃，猜忌之心使人認為將領無知和傲慢，沒有盡殲敵軍讓帝國獲取最大的利益，但較之擊敗阿非利加人和哥特人，不戰而屈人之兵使他獲得更大的榮譽。整個帝國沒有任何人可憑著個人的運道和士兵的勇氣，能夠分享將領百戰百勝的名聲。

貝利薩留第二次的職務調動(543 A.D.)是離開波斯，再度負起意大利戰爭之責，顯示出個人肩負國家安危的程度，也只有他能夠改進或彌補軍隊的紀律和士氣。15位將領相互之間缺乏協調，也不講究兵法，在職責不清及號令不嚴的狀況下，率領3萬羅馬人的軍隊通過亞美尼亞的山地。4000波斯人掘壕據守杜比斯的營地，還未經過一場正式的會戰就擊敗烏合之眾的對手。未經使用的武器被沿途拋棄，戰馬在急速飛逃中不支倒斃。羅馬軍隊中的阿拉伯人比起戰友更為高明，亞美尼亞人重新恢復忠誠之心，達拉和埃德薩抵擋敵軍的突擊和正規的圍攻。戰爭的災禍因發生大規模的瘟疫而停頓下來，兩位君主相互之間心照不宣，或許有簽訂正式的條約，帝國東部邊境的安寧獲得保障。科斯羅伊斯的軍隊局限在科爾克斯戰爭，也可以稱之為拉齊克戰爭，當時的歷史學家詳細敘述了此一重大事件。


 七、波斯對黑海的進出及科爾克斯人的處境

黑海最寬之處
[355]

 是從君士坦丁堡到發西斯河口，大約是9天的航程，距離有700英里。伊比利亞的高加索山脈在亞細亞最為高峻崎嶇，河流下降的坡度極為陡峭，很短的距離就有120座橋樑跨越，流水急湍無法通航，抵達薩拉帕納才平靜下來，離居魯士河有5天的行程，這條河來自同一山區，從相反的方向注入裡海。這兩條河流的源頭很接近，讓人產生加以運用的想法，來自印度的貴重商品，可以從阿姆河順流而下抵達裡海，穿越裡海後上溯居魯士河，再從費西斯河下航進入黑海轉入地中海。費西斯河不斷會合科爾克斯平原的溪流，水量大增，然而流速減低。河口的深度有360英尺，河面寬達半里格。一個林木茂密的小島橫亙在水道之間，平靜的水流很快將泥沙和金屬沉澱，波濤的表面不再出現黃濁的腐敗氣味。費西斯河的水道長達100英里，其中40英里可以通航大型船舶，將整個科爾克斯分隔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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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這個著名的地區又稱為明戈瑞利亞
[357]

 ，三個方面都受到伊比利亞和亞美尼亞山區的保護，海岸線綿延200英里，從特拉布宗的郊區到狄奧斯庫裡阿斯也就是切爾克斯的邊界。這裡的土壤極為潮濕，氣候非常宜人，除了費西斯河及主要的支流，還有28條水量充沛的河流從山嶺注入海洋，地表的下面有很多空穴和渠道，顯示黑海和裡海之間有暗流相通。田地可以種植小麥和大麥，土層太過柔軟，不易用犁耕作，但有一種細粒的穀物與粟和胡荽子很類似，成為人民最常用的糧食，麵包只限於君王和貴族食用。然而葡萄的收成比其他的作物更為豐碩，巨大的莖幹不需要支撐，生產的葡萄可以釀製品質優良的美酒。還有一種天然資產是濃密的森林，掩蓋著整個國土的地面，山區的木材和平原的亞麻，大量供應海上航運的需要。像是馬、牛和豬之類的動物，不論是野生還是馴養，都有驚人的繁殖能力，在費西斯河兩岸的土著居所被稱作「野雞」，表示出人煙稠密的景象。

特拉布宗南邊的金礦到現在還在開採，能獲得相當的利潤，當年是查士丁尼和科斯羅伊斯產生爭執的關鍵所在。雖然這秘密的寶藏被懶散的明戈瑞利亞人忽略，或是他們審慎地加以掩飾，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一條蘊含貴重金屬的礦脈必定能穿過山嶺的包圍被人知曉。明戈瑞利亞人把充滿黃金微粒的溶液用羊皮或羊毛過濾，這種簡單的辦法讓人隱約想到古代有權有勢的國王，通過未經開發的處女地聚集龐大的財富，結果成為奇異的神話故事的基礎。這些國王有白銀打造的宮殿和黃金裝飾的寢室，已經超過我們的想像，巨富的名聲傳遍世界，刺激阿爾戈號的英雄，為了滿足貪財的慾念進行冒險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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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傳說，埃及人在費西斯河建立殖民地，當時的移民不僅博學多才而且彬彬有禮，看來是有幾分道理。他們在那裡生產亞麻布，造船發展海上武力，同時還發明了地圖的繪製。在黑海和裡海之間的地峽，存在繁榮興旺的城市和民族，現代人的聰明才智已經在此處萌生。一位有見識的作家發現其與荷蘭氣候相似以及當地人對貿易的熱愛，毫不遲疑地宣稱科爾克斯就是古代的荷蘭。

科爾克斯的財富只能從臆測和傳說的黑暗中散發光芒，真實的歷史呈現出粗陋和貧窮恆久不變的場面。如果狄奧斯庫裡阿斯的市場可以聽到130種語言，這樣多未開化部落或家族運用不完善的土語，就能知道高加索山區的深谷隔絕了彼此的交往。那些草萊初辟的府城處於這種分離的狀況，重要性降低，但數量一定會有所增加。明戈瑞利亞當前的處境就像一個村莊，聚集了很多茅屋在一座木頭圍牆之內，堡壘都位於森林的深處。君主居住的市鎮賽塔也稱為科塔提斯，有200多家房屋，只有一座石塊砌成的建築物，使國王的宮廷顯得堂皇壯觀。每年有來自君士坦丁堡的12艘大船，以及60多艘三桅帆船，裝載著各種產品，在岸邊錨泊。科爾克斯人輸出的貨物逐漸增加，他們只能用本國的奴隸和皮毛，從查士丁尼的臣民那裡交換所需的食鹽和穀物。古代的科爾克斯人沒有留下任何遺跡，讓後人瞭解他們的技藝、知識或航海術。只有少數希臘人有意願或有膽量去追尋阿爾戈英雄的足跡。

等到接近現代時，埃及殖民地的標誌早已消失無蹤。只有黑海的伊斯蘭教教徒實施割禮，阿非利加特有的捲曲頭髮和黝黑膚色，對於人類外貌最完美的種族並沒有造成任何損毀。格魯吉亞、明戈瑞利亞和切爾克斯的水土氣候相近，至少就我們看來，自然賦予他們同樣美麗的形態：健壯的肢體、明亮的皮膚、均勻的身材和表情豐富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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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性分別按照注定的命運，男子要獻身於戰爭，女子要歌頌愛情。對於亞洲南部的民族，高加索山區的婦女與之結親，已經淨化了他們的血統，改進了人種的質量。明戈瑞利亞這塊面積不大的區域，過去只是古老科爾克斯的一部分而已，長久以來維持每年12 000個奴隸的輸出。囚徒或罪犯的數量無法滿足需要，但是一般民眾在領主的統治下都處於奴役的狀態。在一個沒有法律規範的社會，欺騙和掠奪的行為根本不會受到任何懲處。濫用民事和父系的權威使奴隸市場得到不斷的補充，像這樣的奴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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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貶低到牲口的水平，大量的兒童讓污穢和殘忍的父母賺取錢財，等於是在鼓勵婚姻和生育。這種不道德的財源，無可避免要毒害民族的風俗習慣，扼殺榮譽和德行的情感，幾乎會絕滅人類的天性。

格魯吉亞和明戈瑞利亞的基督徒是人類中最卑鄙污穢的渣滓，他們的子女還未成年就被賣到外國成為奴隸，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學到父親的劫掠習性和母親的淫亂。然而在窮困無知中，這些未受教養的土著展現身心方面的獨特優點，就具有權勢的鄰國看來，認為他們雖然缺乏合作和紀律，但是不論任何時代的科爾克斯人，都有勇敢和大無畏的精神。他們在薛西斯龐大的軍隊裡擔任步兵，武器是一柄長劍或是一根標槍，頭戴一頂木盔，手裡拿著生牛皮包裹的圓盾。他們在自己的國土通常是當騎兵，就是出身最低微的農夫也不願步行。黷武好戰的貴族可能擁有200匹馬，明戈瑞利亞君王的隨從行列可以到達5000人。科爾克斯人的政府組織通常是按純正血統世襲的王國，只有臣民的動亂才能限制君王的權威。只要臣民願意聽命，君王就可率領龐大的軍隊進入戰場。但是要有很強的信念才能相信，僅是蘇亞尼亞人一個部族，就可以組成有20萬士兵的大軍，而現在(指18世紀)明戈瑞利亞人口的總數是400萬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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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科爾克斯的歷史發展和反叛羅馬的悔恨(542—549 A.D.)

科爾克斯人誇口說他們的祖先讓塞索斯特裡斯無法獲勝，至於擊敗埃及人比起他們成功到達高加索山更難讓人置信。居魯士對科爾克斯人的武力征服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他們追隨波斯國王旗幟參加遙遠地區的戰爭(500 B.C.)，每5年呈獻童男和童女各100名，這是當地最美好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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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王接受這些禮物就像接受印度的黃金和黑檀木、阿拉伯的乳香或伊索匹亞的黑奴和象牙。科爾克斯人從未在波斯省長的管轄之下，他們一直享有名義和實質上的民族獨立。波斯帝國沒落以後，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的版圖攬括整個黑海，將科爾克斯納入其中。等到當地人士斗膽提出要求，請他的兒子來統治他們，米特拉達梯就用黃金鏈條捆綁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派遣一個奴僕接替他的位置。羅馬人為了追逐本都國王的蹤跡，向著費西斯河的兩岸前進(60 B.C.)，他們的戰船溯河而上，抵達龐培和軍團駐紮的營地。然而元老院和以後的皇帝，不願只是為了建立一個行省而進行遙遠無用的征戰。

從馬可·安東尼時代到尼祿在位，一位希臘修辭學家的家族被允許統治科爾克斯以及鄰近的王國。等到波勒摩世系絕滅以後，仍保有東部本都的稱號，延伸的領土最遠只能到達特拉布宗周邊地區。羅馬人越過邊界，在海蘇斯、阿帕薩蘇斯、費西斯河、狄奧斯庫裡阿斯或塞巴斯托波裡斯以及皮提烏斯等地建造堡壘工事，派遣足夠的步兵和騎兵擔任守備。科爾克斯有6位國君從愷撒部將的手裡接過王家的冠冕，有位部將是以辯才和學識而名滿天下的阿里安，他在哈德良在位的時候測量並且記述了黑海的海岸地區(130 A.D.)。阿里安在費西斯河口檢閱當地的守備部隊，包括特別挑選的400名軍團士兵，有磚砌的城牆和高塔、兩道塹壕以及防壁上安裝的投射器具，使得蠻族根本無法接近，但是在商人和老兵所建立的新郊區，阿里安認為需要外圍的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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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帝國的實力逐漸損耗，駐防在費西斯河的羅馬人不是主動撤離就是受到驅趕。拉齊人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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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據特拉布宗的海岸地區，他們的後裔說一種外國方言，就用自己的名稱和主權取代了古老的科爾克斯王國。在拉齊人獨立以後，實力強大的鄰國波斯立刻進行侵略，因為他們靠著武力和條約，已經奪得伊比裡亞的主權。仰人鼻息的拉齊卡國王從波斯君主的手裡接過權杖，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在利益受到損害的狀況下只有默許，過去他曾一直為具有永久的主權而感到驕傲。在6世紀的初葉，基督教的傳入使羅馬人恢復了影響力，明戈瑞利亞人公開承認他們對信仰的熱誠，根本無須瞭解宗教的信條和精義。扎瑟斯受到波斯國王賜予的恩惠，在他的父親過世後能夠接位，虔誠的年輕君主憎惡祆教的儀式，要在君士坦丁堡皇宮尋覓正統的浸信禮，他在那兒迎娶了一位貴族出身的妻子，與查士丁皇帝建立起聯盟關係。拉齊卡國王在莊嚴的典禮中接受冠冕，白色的絲質披風和長袍有金色的滾邊，華麗的刺繡展現出新贊助人的圖像；這時羅馬皇帝用古老的友情和宗教作為借口，來安撫波斯宮廷的嫉妒心理，為科爾克斯的背叛進行辯護。兩個帝國的共同利益強加在科爾克斯人身上，要他們負責防守高加索山的關隘，現在是由明戈瑞利亞的火槍兵每月輪班，防守60英里長的邊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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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的貪婪和野心很快破壞了雙方良好的關係，拉齊人失去盟友的身份以後，羅馬人的言行不斷提醒他們自己處於附庸的狀態。離阿帕薩魯斯約一天行程的地方，拉齊人看到新建的佩特拉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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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費西斯河以南的濱海地區。科爾克斯非但沒有受到外國傭兵的保護，反而被他們違法犯紀的行為侮辱，商業的利益轉變為自私而又煩苛的專賣。查士丁尼的官員佔有優勢的地位，土著的君王古巴澤斯淪為表面忠誠的擺飾。基督教所體現的德行未能如拉齊人所願，反而是一位不信上帝的異教徒憑著公正的態度，獲得拉齊人的信任。他們在私下提出保證，不再向羅馬人派遣使臣，同時公開懇求科斯羅伊斯的友誼和援助。科爾克斯居於關鍵的位置，能發揮重大的作用，見識高明的君主立即對此產生了正確的認識。他心中所考量的征服計劃，事實上在公元1000年快結束時，為智慧超人而又勢力強大的繼承人阿拔斯沙王所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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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羅伊斯懷抱希望，燃起熊熊的野心，要讓波斯的海上武力從費西斯河出航，控制黑海的貿易和航運，封鎖本都和比提尼亞的海岸，使君士坦丁堡陷於困境或者遭受攻擊，說服歐洲蠻族支持他的武力和提出的要求，以對付人類的共同敵人。

科斯羅伊斯借口要對西徐亞人發起戰爭，不聲不響率領部隊來到伊比裡亞的邊界。科爾克斯嚮導準備帶領他們通過森林，沿著高加索山脈的懸崖前進，把狹窄的小徑費力開闢為安全的寬闊大道，使騎兵部隊甚至大象都能通行。古巴澤斯戴著冠冕投身在波斯國王的腳下，他的科爾克斯人也跟著君主一起歸順。等到佩特拉的城牆受到攻擊而動搖，羅馬守備部隊立刻簽訂投降條約，在大禍臨頭前保住性命。拉齊人很快發現，過於急躁的行為使他們得不償失，努力要逃避的災禍現在變得更為嚴重。食鹽和穀物的專賣雖然被廢除，但連帶也無法獲得這些與生存有關的重要商品。羅馬立法者的權威為東方專制暴君的傲慢所取代，用同樣鄙夷的態度對待國君與他所擢升的奴隸，讓他們坐在寶座前面的腳凳上，表現出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狂熱的祆教祭司把火的崇拜傳入科爾克斯，這種絕不寬容的宗教信仰激怒了虔誠的基督徒民眾。祆教徒的行為邪惡，要把父母的遺體暴露在高塔頂上，讓烏鴉和兀鷹去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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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到基於天性或教育的傳統習俗。

公正的科斯羅伊斯認清雙方的仇恨已無法化解，只有推遲原定的偉大計劃，秘密下達命令要刺殺拉齊人的國王，把科爾克斯的人民轉運到遙遠的邊疆去安置，在費西斯河兩岸地區建立忠誠和好武的殖民地。科爾克斯人提高警覺，產生了猜忌之心，對於即將來臨的滅亡有先見之明，並且及時避免。他們的悔恨和醒悟為君士坦丁堡所接受，查士丁尼完全是考慮到安全的需要，而非出於仁慈的作為，他命令達吉斯特圖斯率領7000羅馬人和1000扎尼人，把波斯人逐出黑海的海岸。


 九、佩特拉的圍攻和拉齊克戰爭的始末(549—556 A.D.)

羅馬將領在拉齊人的協助之下，立即發起圍攻佩特拉的作戰，這是那個時代極受注目的軍事行動。城市坐落在臨海的懸崖絕壁之上，只有陡峭而狹窄的小徑與陸地相連，要接近都非常困難，攻擊簡直是不可能。波斯征服者加強查士丁尼原來的防禦工事，興建額外的堡壘掩護易於進入的地點。在這個最重要的城堡，科斯羅伊斯提高警覺，存放了大批攻擊和防禦武器，數量之多不僅足夠守備部隊使用，甚至比起圍攻的敵軍都要多出5倍。儲備的麵粉和食鹽可以供應5年的消耗，葡萄酒欠缺，代之以食醋，以及能夠提煉烈酒的穀物。同時有三套供水渠道，使敵人打消了要在這方面浪費力氣的念頭，斷絕他們的僥倖之心。

但是佩特拉堅強的防衛最重要的還是要靠1500名波斯人的驍勇善戰，他們拚死抵抗羅馬人的進攻。這時敵人在土質鬆軟的地層，順著礦脈挖掘地道。城牆用細長的支撐臨時頂住，在風中搖搖欲墜。達吉斯特圖斯為了保證獲得豐盛的賞賜，延緩了攻擊，在他的信差從君士坦丁堡回來之前，城鎮居民暫時可以鬆一口氣了。波斯的守備部隊已經減少到400人，其中只有50個人沒有生病或是受傷。他們有不屈不撓的毅力使他們能堅持到底，為了隱瞞損失的狀況不讓敵人知道，他們眼看1100具戰死戰友的屍體腐爛而不去掩埋，忍受難聞的臭氣而毫無怨言。等到增援部隊到達解圍以後，裂口很快被沙包堵塞，地道也被泥土填滿，豎立堅固的木材作框架，將土夯實成為新的城牆。生力軍3000人編成守備部隊配置在佩特拉，準備迎接第二次的圍攻作戰。

攻守雙方的戰鬥極盡頑強之能事，每一邊都從過去的錯誤中獲得經驗和教訓。撞城沖車經過改良，結構輕便但是力道更強，輸送和衝擊只要40個士兵運用雙手的力量，重複撞擊之下石塊就會鬆動，然後再用長鐵鉤從城牆上將它拉脫下來。從這些城牆的防壁上，成簇的標槍不斷向著攻城士兵的頭上投射。有一種可以燃燒的混合物成分是硫磺和瀝青，使他們感到極為苦惱和危險，科爾克斯人取名為「美狄亞火油」，倒是非常恰當。6000名羅馬士兵使用雲梯攻城，他們的將領貝薩斯一馬當先，這位老將年齡已有70歲，仍然驍勇無比，親冒矢石。在他被擊落喪身以後，激起全軍同仇敵愾的高昂士氣。然而雖然羅馬士兵在兵力上佔有優勢，但還是無法折服波斯守備部隊的戰鬥意志，這些勇士最後的命運值得我們給予讚賞。700名士兵在圍攻初期陣亡，還有2300人留得性命防守破城的缺口，其中1070人在最後的突擊中死於火焰和刀劍。如果俘虜的人數是730人，那麼經過檢查只有18人沒有帶傷，剩下還有500人逃進城堡，拒絕接受投降和為皇帝服役的優厚條件，全部死於縱火焚城的烈焰之中。他們為了服從君王的命令不惜以死相殉，這些忠誠和英勇的事例，激勵同胞面對逆境不怕犧牲奮發圖強。佩特拉的工事在片刻之間煙消瓦解，使得征服者不但覺得意外，也感到極為憂慮。

這些奴隸表現出英雄氣概，即使是斯巴達人也會讚許和憐憫他們壯烈的犧牲精神。不過冗長的戰事以及羅馬人和波斯人交替贏得勝利，使得在高加索山地區所發生的事件，無法吸引後代子孫的注意。查士丁尼的部隊經常獲得優勢，但是波斯國王不斷增加兵力，一直到總數達7萬士兵和8頭大象，包括西徐亞人盟軍12000人，還有3000名以上的底裡麥特人離開希爾卡尼亞山區自願從軍，他們在作戰時，無論是長槍投擲還是肉搏戰鬥，全都驍勇無比。阿基奧波裡斯這個城市是希臘人取的名字，或是以訛傳訛保存下來，受到圍攻以後獲得援軍的解救，波斯人蒙受相當損失後倉促退走，仍舊佔據伊比裡亞的關隘。

羅馬人所建的堡壘和守備部隊，使科爾克斯人失去行動的自由，人民賴以維生的糧食全被守軍食用殆盡，拉齊人的君主只有逃進山區。羅馬人的營地毫無忠誠和紀律可言，各行其是的首長都被授予相等的權力，相互之間經常發生爭執，大家的行事只是看誰更邪惡和腐化。波斯人毫無怨言，只聽命於一位首長的指揮，這位將領絕對服從最高權威的指示。墨梅洛伊斯在東方的英雄人物之中，以運籌帷幄的智慧與決勝千里的英勇著稱於當世。當時他已經老邁年高，而且雙腳殘疾不良於行，然而在身體和心理方面還是負責盡職積極進取。他坐在舁床上，被抬著進入戰場，使敵軍感到畏懼，給自己的部隊帶來信心，因為在他的指揮之下波斯人幾乎每戰必勝。等到他去世後，指揮權移交給一位高傲的省長納科拉甘，他竟在會議上當著皇家官員大言不慚，說獲取勝利有如反掌折枝，這種狂妄的心態為未來戰敗受辱埋下伏筆。

羅馬人逐漸被趕到海邊的一隅，他們最後的營地設在費西斯河希臘殖民地的廢墟上，重兵把守的塹壕、河流和黑海形成堅固的防禦據點，加上一隊戰船的支援，迫在眉睫的危機使他們捐棄前嫌通力合作，激起部隊奮戰的勇氣，抵抗波斯人的攻擊。不知是納科拉甘逃走在先，還是大敗之餘逼得他只有趕緊後撤，他的脫逃使得1萬名最精銳的士兵被殺，雖然他從羅馬人的劍下脫身，但還是落在睚眥必報的主子手裡，深恨自己所用非人。不幸的將領竟被活活剝皮，製成人形標本展示在高山上，對於維護波斯的榮譽和利益的人士提出嚴重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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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羅伊斯能夠接納善言，知道如果想要征服或是統治一個遠離本土的國家，就不能違背居民的意願和需求，於是在科爾克斯戰爭中逐漸放棄宗教迫害的行為。古巴澤斯的忠貞經得起嚴酷的考驗，他忍耐蠻荒生活的艱苦和困難，厲言拒絕波斯宮廷各種誘惑的手段。拉齊人的國王在基督教的環境中接受教育，母親是元老院議員的女兒，青年時期在拜占庭皇宮服務，出任「沉默者」的位階達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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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積欠拖延，讓他雖然依附，但難免會有怨恨之心。他後來遭受各種苦難，亟須向皇帝一吐為快：那些將領在這場帶來重大破壞的戰爭中，由於私心造成延誤，使敵軍逃過滅亡的命運，反而讓盟友受到蹂躪。對於查士丁尼的部將而言，這一事實的真相是對他們不可原諒的誹謗。他們先行用充滿惡意的誣告勸說皇帝，說是失去忠誠之心的諸侯準備進行第二次的背叛行動。

宮廷突然下達一道命令，要將國王送到君士坦丁堡囚禁，同時對押送的士兵傳達了一項指令，只要他稍有反抗，就可以將之合法殺害。古巴澤斯毫不懷疑會有危險，認為友善的會談會保證個人的安全，結果在沒有武力保護之下被刺殺。科爾克斯人在這憤怒和絕望的時刻，會犧牲自己的國家和宗教以滿足報復心態，但在少數有見識人士的權勢和辯解之下，為了有利於整個國家，只有暫時停止魯莽的行動。這時波斯人在費西斯河的勝利使得羅馬人心懷恐懼，皇帝本人也不願擔起謀殺的惡名，就指派一位元老院議員擔任法官，調查拉齊人國王的行為和死亡的狀況。他登上莊嚴的法庭，四周圍繞著司法部門和懲治罪犯的大臣，兩個民族都派員出席參加審判，按照民事訴訟的程序對這個特別的案子進行辯論，對於卑鄙的犯人宣佈罪狀和執行死刑，使受傷害的人民得到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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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羅馬與波斯的和平談判和條約的簽訂(540—561 A.D.)

波斯國王在和平時期一直想找決裂的借口，但是等他掌握了武力，立即表示他的慾望是和平和榮譽的條約。雙方懷著強烈的敵意，兩位君主展開虛假的談判。科斯羅伊斯獲得優勢的地位，用傲慢和輕視的態度對待羅馬大臣，這時他自己的使臣在皇家宮廷獲得史無前例的殊榮。居魯士的繼承人表現出威嚴的氣勢，自詡為東方的太陽，對年輕的弟兄查士丁尼非常親切，同意他像蒼白的月亮那樣沾他的光沾光統治西方。伊斯迪古尼是皇家的後宮總管，用盛大的排場和流利的口才來支持這種偉大的說法。他奉命出使，帶著妻子和女兒上任，有一長列的宦官和駝隊，隨員之中還有兩位戴著金冠的省長，除此之外還有500名騎兵擔任護衛，這些全都是最勇敢的波斯人。達拉的羅馬總督非常明智，拒絕人數龐大的隊伍進入國境，要求這個充滿敵意的駝隊不得超過20人。伊斯迪古尼晉見皇帝呈送禮物，在君士坦丁堡度過了10個月的時光，沒有討論兩國之間的重要事務。

波斯使臣沒有被囚禁在自己的府邸，從看守人的手裡接受飲水和食物，而是獲准訪問首都，身邊沒有密探和警衛陪同，家人只要願意，可以自由與外人交談和購物。這與那個時代的習慣相牴觸，各國法律有嚴格的規定，對外人不得信任或表示禮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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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他的通譯都獲得前所未有的恩典，就羅馬官員的看法，通譯的身份很低，竟然被允許與皇帝同桌，坐在他主人的身邊，同時接受1000磅黃金作為旅途和飲宴的費用。然而伊斯迪古尼一再地努力，只能得到不利於波斯的條約，看來情況完全發生了改變，過去是拜占庭宮廷花錢和懇求才能達成。

很多年的兵戎相見造成玉石俱焚的局面，查士丁尼和科斯羅伊斯都感到厭倦，亟需停戰，使衰老的他們得到休養生息。會議在兩國的邊界召開，目的不是獲得聲譽，而是展現實力、公正及君王對和平的意願。需要和利益決定了和平條約的簽訂，得到的結果是兩國停戰50年，條款用希臘文和波斯文書寫，12名通譯簽字見證。通商和宗教的自由有明文規定和限制條件，皇帝和國王的聯盟包括對等的利益和義務，採取各種謹慎的預防措施，使得兩個敵對民族如果在邊界產生意外事件，雙方的爭執能夠得到及時制止，使得事態不會升級或蔓延。

經過20年的戰爭，雖然對兩國都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卻沒有產生決定性的後果，雙方的邊界保持原狀，並無重大的變化。科斯羅伊斯受到說服，放棄對科爾克斯及其屬國所有權和主權的要求。東方因為資財積累，已經很富有，又從羅馬人那裡索取每年3萬金幣的付款，因為數額不算大，只能顯示出貢金帶來的羞辱。查士丁尼的大臣在最近的爭論中，引用塞索斯特裡斯的戰車和命運之輪，說起安條克和一些敘利亞的城市從衰落的狀況中興起，已經超過蠻族虛榮和野心所能理解的程度。溫和的波斯人回答道：「你完全錯了，萬王之王是人類的君主，根本瞧不起這麼一點東西。在被他無敵的軍隊征服的10個民族中，他認為羅馬人最不可怕。」按照東方人的意見，科斯羅伊斯的帝國從河間之地的費爾甘納延伸到也門或阿拉伯·菲利克斯。他平定希爾卡尼亞的叛亂，征服印度河兩岸的卡布爾和扎布勒斯坦行省，撲滅優泰萊特人的勢力，簽訂光榮的條約終結突厥人戰爭，同時接受可汗的女兒成為他的合法妻室。他在亞洲的君主中獲得長勝的英名而受到尊敬，在馬達因或泰西封的宮殿中接受世界各國使臣的覲見。各種禮物和貢金，以及武器、華麗的服飾、珠寶、奴隸或香料，被很謙卑地呈送到寶座的前面。他屈尊接受印度國王的禮品，其中有10擔沉香木、身高7肘尺的少女、比絲還柔軟的地毯，這種地毯據稱是由非常特殊的蛇皮製成。


 十一、阿比西尼亞戰爭及侵略阿拉伯的影(522—533 A.D.)

查士丁尼因與埃塞俄比亞人結盟，將野蠻的黑種民族引導進入文明社會，而遭到譴責，但是羅馬帝國的友邦阿克修米特人(或稱阿比西尼亞人)與阿非利加原始土著很容易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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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造化力量使尼格魯人的鼻子扁平，長著捲曲如羊毛的頭髮，天生漆黑發亮的皮膚。但阿比西尼亞人的皮膚是橄欖色，從頭髮、體態和容貌來看，他們倒像是阿拉伯人的殖民地，可以肯定他們出自同一血統，原因是語言和生活習性類似，據稱古代有一次大遷徙，而且紅海的兩岸之間距離並不算遠。基督教的信仰使整個民族提升到超越阿非利加蠻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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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與埃及和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密切交往，傳遞藝術和科學的入門知識。他們的船隻到錫蘭進行貿易，有7個王國服從涅古斯，他是阿比西尼亞最有權勢的君主。獨立的荷美萊特人統治富裕而又幸福的阿拉伯，首次受到埃塞俄比亞征服者的侵犯，他提出自己繼承了來自希巴女王的權利，宗教的狂熱使他的野心帶有神聖的意味。猶太人流放到此地，獲得權勢和主動權，荷美奈特人的君主杜納安受到他們的控制。東羅馬帝國的法律對他們不幸的同胞進行宗教迫害，猶太人要求杜納安施加報復，有些羅馬商人受到殘酷的待遇，幾名內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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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督徒獲得殉教者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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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教會懇求阿比西尼亞國君的保護，涅古斯的艦隊載運軍隊渡過紅海，猶太人改信者的王國和生命都被剝奪，荷美奈特人的王族全被絕滅，他們統治出產沒藥和乳香的僻遠地區已有2000年之久。征服者立即宣佈這是福音的勝利，要求有正教信仰的教長，用熱烈的情緒宣佈與羅馬帝國的友誼。查士丁尼聽取了阿諛之言，認為有希望通過阿比西尼亞人改變蠶絲貿易的渠道，也可以借重阿拉伯人的軍隊對付波斯國王。

農諾蘇斯出身使臣世家，被皇帝指名負責執行此一重大任務。他的決定非常明智，拒絕採用較短而更為危險的道路，也就是經過努比亞的沙漠。他沿著尼羅河溯流而上，再到紅海去乘船，然後在阿非利加的海港阿杜利斯安全登陸。從阿杜利斯到阿克蘇美的皇城，直線距離不超過50里格，但是穿過山區的曲折道路，花了使臣15天的時間。在他橫越森林地區時看到野生大象，粗略估計大致不會少於5000頭。

根據他的報告，首都的範圍很大，而且人口眾多。阿克蘇美這個村莊因王室的加冕禮、一處基督教禮拜堂的遺跡以及十六七根銘刻希臘文字的方尖碑而聞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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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古斯在廣場上接受查士丁尼使臣的覲見，四匹飾具華麗的大象拖著高大的車輛，他端坐在上面，四周圍繞著貴族和樂師。他穿戴亞麻布的服裝和帽子，手裡拿著兩根投矢和一面輕盾，雖然看起來有點赤身裸體，但戴著黃金的項鏈、頸圈和臂鐲，展現出蠻族的排場，這些飾物鑲嵌著貴重的珍珠和寶石。查士丁尼的使臣行跪拜之禮，涅古斯將農諾蘇斯從地上扶起，與他擁抱，親吻皇帝蓋在國書上的印璽，展讀信函以後同意與羅馬人建立同盟。他揮動武器大聲宣佈，要與祆教徒進行勢不兩立的戰爭。他對蠶絲貿易的建議避而不談，雖然阿比西尼亞人提出保證或者本意如此，但是這種帶有敵意的威脅之詞自然消失，沒有發生任何作用。

荷美奈特人不願放棄生產香料的叢林，去探索一無所有的沙漠，也不願吃盡千辛萬苦去迎戰一個實力強大的民族，何況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私人的恩怨。埃塞俄比亞的國王沒有能力防守佔據的土地，所以不願擴大征戰的範圍。亞伯拉哈是阿杜利斯一名羅馬商人的奴隸，僭奪荷美奈特人的權杖。阿非利加的軍隊受到奢華風氣的誘惑，查士丁尼與篡奪者建立起友誼，因為他呈獻了少量貢金推崇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亞伯拉哈的統治有很長一段時間非常順利，後來他的部隊在麥加的城門前被擊潰，連兒女都被波斯征服者當成戰利品劫走，埃塞俄比亞人終於被逼離亞洲大陸。這段晦澀而遙遠的史實，並不是與羅馬帝國的衰亡毫無關係。要是在阿拉伯繼續保持基督教的勢力，穆罕默德在搖籃中就已夭折，那場改變世界文明和宗教的革命就會被阿比西尼亞人阻止。


 第四十三章 阿非利加叛亂 托提拉重整哥特王國 羅馬失守與光復 納爾塞斯平定意大利 東哥特人滅亡 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敗北 貝利薩留大獲全勝，令名受污後死亡 查士丁尼的崩殂及其性格和統治 彗星、地震及瘟疫（531—594 A.D.）

如果我們從多瑙河到尼羅河察看各民族的狀況，就可以看出羅馬人衰弱的局面。使我們疑惑難解之處在於，古老的邊界尚且無力防守，竟敢大力擴展帝國的疆域。查士丁尼的戰爭、征服和勝利只是步入老年的迴光返照而已，耗盡國家殘留的實力，加速敗壞人民的氣運。收復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光榮行動使他自鳴得意，但是貝利薩留的離開使災難接踵而至，顯示出征服者的無能，不幸的國土難逃毀滅的下場。


 一、帝國的暴政引起阿非利加和摩爾人叛變(535—558 A.D.)

查士丁尼期望通過新近獲得的領土，滿足他那驕傲的心理和貪婪的念頭。一位精通古老財政體制的大臣生性貪財好貨，緊隨著貝利薩留的腳步前來。自古以來沿用不絕的貢金登記冊，被汪達爾人全部燒燬，他毫無根據憑空設想，從優計算和武斷估定阿非利加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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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遠的統治者一股腦拿走增加的稅收，還要奪回原有的世襲財產，也就是皇室的土地，立刻使得公眾的興奮情緒完全消失無蹤。皇帝對於人民的怨言一無所知，直到軍隊的不滿產生動亂，才使他從夢中驚醒。很多羅馬士兵娶了汪達爾人的寡婦和女兒為妻，自認獲得了征服和繼承的雙重權利保障。根西裡克分配給勝利部隊的田地，現在成為他們合法的產業。士兵帶著藐視的態度，聽取長官冷淡而又自私的說辭：

他們原來都是蠻族或奴隸，由於查士丁尼的慷慨才能翻身；阿非利加的戰利品加上財庫和奴隸，還有被擊敗的蠻族遷走後留下的財物，都已經使得他們獲得巨額的財富；皇帝有權獲得古老和合法世襲產業，畢竟他們的安全和獎勵全要依賴政府的支持。

上千名士兵暗中策動兵變，大部分是赫魯利人，他們受到阿里烏斯教義的感化，聽從教士的唆使，在宗教狂熱的特權豁免之下，偽誓和叛亂都擁有了正當的理由。阿里烏斯教派對於教會的毀損感到悲痛，他們在阿非利加已經得意了100多年，而且新來的征服者頒布法律，禁止阿里烏斯教派對兒童施行洗禮，停止所有的禮拜儀式，使他們更是怒不可遏。貝利薩留挑選了一批汪達爾人，讓他們享有在東部帝國服役的榮譽，其中大部分已忘記了自己的家園和宗教。這些人中有一批約400多人，等看到萊斯波斯島時，竟然命令水手轉頭回航，從伯羅奔尼撒半島附近溜過，抵達阿非利加一處沙漠的海岸，在奧拉修斯山上大膽樹起獨立和叛變的旗幟。行省的部隊拒絕接受上官的命令，這時所羅門已得到充分授權接替貝利薩留的職位，迦太基醞釀陰謀活動要取他性命。虔誠的阿里烏斯教派決定在復活節可怕的秘密儀式中，將這個暴君當成犧牲品奉獻在神壇前。暗殺者的畏懼或悔悟使行刺的企圖落空，然而所羅門的忍辱反而激起軍隊的不滿。

過了10天，賽車場引發極為狂暴的動亂，在10年內使阿非利加成為一片赤土(535—545 A.D.)。城市遭到搶劫，居民受到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只有黑夜、睡眠和酒醉才會暫停這些可怕的行為。總督帶著7個同伴包括歷史學家普羅科皮烏斯在內，逃到西西里。三分之二的軍隊涉及謀叛的罪行，8000名起事人員在布拉的原野聚集，選出斯托紮成為首領。他是一名普通的低階士兵，卻具有成為叛徒的極佳才華和能力。斯托扎用爭取自由作為口號，雄辯的言辭可以領導或至少推動這群夥伴的熱情。他把自己提升到與貝利薩留和皇帝的侄子同樣的地位，也敢與他們在戰場一爭高下。就是勝利的將領也認為斯托扎是值得欽佩的對手，他應該擁有更高尚的目標和更合法的指揮權力。雖然在戰場吃了敗仗，斯托扎還是很巧妙地運用談判技術。使得一支羅馬軍隊受到引誘而背棄忠誠的誓言。多名部隊首長相信他那無法兌現的承諾，結果在努米底亞的教堂被他下令謀殺。無論是真刀真槍的接戰還是運用奸詐的計謀，當所有的伎倆都用盡後，斯托扎帶著負隅頑抗的汪達爾人，退到毛裡塔尼亞的曠野，娶一位蠻族國君的女兒為妻，散播他已逝世的消息好逃避敵人的搜捕。

憑著貝利薩留的威望，日耳曼努斯身為皇帝侄兒的地位、精力和性格，以及宦官所羅門第二次任職的熱誠和成就，恢復了軍營樸實祥和的風氣，維持著阿非利加暫時的平靜。然而拜占庭宮廷的惡行使遙遠的行省身受切膚之痛，部隊抱怨無法領到薪餉也不能退伍除役。等到社會的動亂醞釀到達成熟的階段，斯托扎率領軍隊出現在迦太基的城門前。他在單人戰鬥中受創落馬，得知自己的長矛已經插進對手的心臟，強忍著痛苦含笑而逝。

像斯托扎這樣一步登天的例子告訴世人，即使是一個普通的士兵，只要掌握機會，也可以成為國王，這鼓勵了有雄心壯志的貢薩裡斯積極傚法。他與摩爾人簽訂私下的協定，蠻族的援助雖危險，但是如果他能登上迦太基的帝座，就願意與他們平分阿非利加的疆域。生性軟弱的阿雷賓杜斯不諳和平與戰爭的事務，只因娶了查士丁尼的侄女，被授予阿非利加太守的重任。他在突然發生的叛變中被衛隊制服，苦苦哀求饒恕他的性命，這只會激起冷酷暴君的輕視，無法讓他產生惻隱之心。統治30天以後，貢薩裡斯在宴會中被阿爾塔班刺死。說起來是件很奇特的事，出身阿薩息斯王室的亞美尼亞君主，竟然在迦太基重建羅馬帝國的權勢。布魯圖斯拔劍奪去愷撒性命的陰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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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人眼中被認為極其重大，非得探索查明所有的情節不可；但是像這種出身皇室身為叛徒的兇手，無論是犯下罪行還是建立功勳，只有普羅科皮烏斯的同時代人士感興趣而已。他們抱著希望、恐懼、友情和憎恨的心理，被捲入阿非利加的變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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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阿非利加的國土很快陷入蠻族橫行的狀況，腓尼基的殖民地和羅馬的法律過去曾提升這片土地的地位。內部動亂的每個階段，都顯示出野蠻族群對抗文明社會獲得的可悲的勝利。摩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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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知公正為何物，卻無法忍受壓迫，他們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不受國界和疆域的限制，使征服者的軍隊無用武之地，也能逃避強加在身上的鎖鏈。同時從經驗得知，就是誓言和義務也無法保證他們歸順以後的忠誠。奧拉斯山的勝利使他們極為恐懼，卻也只能保證他們短時期內的降服，要是他們尊敬所羅門的統治風格，就更為痛恨和藐視他兩位侄子的傲慢和奢侈。居魯士和塞爾吉烏斯分別負責的黎波里和彭塔波裡斯行省，身為宦官的叔父發佈這種任命，極為草率和不智。一個摩爾人部族紮營在利普提斯的城外，再度向羅馬人效忠，從總督那裡接受慣常賜給的禮物。80人組成的代表團被當作朋友接到城內，被懷疑在暗中進行陰謀活動，全部在塞爾吉烏斯的宴會中被屠殺。起兵和復仇的呼聲在阿特拉斯山的谷地之間迴響，從瑟爾特斯河的兩岸一直蔓延到大西洋的海邊。

安塔拉斯的兄弟受到不公正的謀害，因此把羅馬人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想當年他擊敗汪達爾人，立下汗馬功勞，贏得英勇無敵的名聲，為人公平正直，行事謹慎細心，在摩爾人當中更顯得突出。他將阿德魯梅圖姆摧毀成一片焦土，等於是向皇帝提出警告，要想阿非利加獲得和平，必須召回所羅門和他一無是處的侄兒。太守率領軍隊從迦太基出兵，在距離迦太基6天行程的地方，也就是特貝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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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近地區，蠻族的優勢兵力和凶狠氣焰使他大吃一驚，於是他提出簽訂條約的建議，懇求雙方重新修好，願意立下最莊嚴的誓言，保證自己的言行要受條文的約束。氣憤的摩爾人打斷來使的話說道：

他會受哪些誓言的約束？難道以前不是拿出基督徒的《聖經》，對著福音書來發誓？他的侄兒塞爾吉烏斯拿這本書作為誠信的保證，發誓要保護我們80個不幸和無辜同胞的安全。在我們再次信任他們之前，必須讓我們知道犯了偽證罪會受什麼懲處，讓他們能替自己的榮譽辯護。

羅馬人的榮譽在特貝斯特的戰場受到考驗，所羅門陣亡，他的部隊全軍覆沒。新到達的援軍和更為優秀的將領立刻制止了摩爾人的猖獗，在同一場戰爭中他們有17個王侯被殺，所有的部族只得暫時歸順。君士坦丁堡的民眾張燈結綵，大事慶祝。連年的入侵行動使阿非利加的行省面積縮小，只有意大利的三分之一，然而羅馬皇帝對迦太基以及富裕的地中海海岸，還能繼續統治100多年。然而查士丁尼的勝利或是失敗同樣有害於人類，使得阿非利加變成人煙絕跡的荒漠。一個外鄉人在很多地區漫遊整日，也見不到一個朋友或敵人的面孔。汪達爾人整個民族都已消失，他們的武士總數一度到達16萬人，還不包括兒童、婦女和奴隸。即使是被殘酷戰爭所絕滅的摩爾人家族數量，都遠遠超過他們。羅馬人和盟友也要自食惡果，難逃命運的報復，因當地的氣候、相互的鬥爭和蠻族的蹂躪而死亡狼藉。當普羅科皮烏斯首次登陸時，對於城市和鄉村稠密的人煙、商業和農耕的興旺，感到驚訝讚歎。不到20年的時間，一片繁榮的景象變得滿目淒涼，富有的市民都逃到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根據普羅科皮烏斯的《秘史》記載，在戰爭和查士丁尼皇帝的統治下，有500萬阿非利加人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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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托提拉的起兵及對意大利的攻略和規劃(540—544 A.D.)

拜占庭宮廷的猜忌阻礙了貝利薩留完成征服意大利的偉業，出乎意料的調離使哥特人恢復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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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族欽佩他用兵的天分和指揮的才能，甚至是他那值得讚許的忠誠，即使他為此欺騙、拒絕了他們。哥特人已喪失他們的國王(這種損失不值一提)、首都、財富、從西西里到阿爾卑斯山的行省，以及20萬兵強馬壯的蠻族部隊。然而並不是全部都損失得一乾二淨，帕維亞還有1000名哥特人駐守，他們為榮譽的信念、對自由的熱愛和祖先偉大的事跡所激勵。大家一致同意將最高指揮權授予勇敢的烏萊阿斯，他的叔父維提吉斯使他感到羞辱，因此加以婉拒，要大家擁護希底巴爾德。

希底巴爾德的優勢在於西班牙國君特德斯是他的親戚，也許西班牙國君會為共同的利益支持哥特民族。希底巴爾德領軍在利古裡亞和維尼提亞獲得勝利，似乎證明大家的選擇非常正確，但是他很快向世人宣佈，無法寬恕或接受曾經支持他的恩主。烏萊阿斯的妻子美貌、富有而且驕傲，使得希底巴爾德的配偶受到很深的傷害。烏萊阿斯這位以德服人的愛國者被殺，激起酷愛自由民族的公憤。有名大膽的兇手執行了大家的判決，在宴會裡將希底巴爾德的頭砍了下來。魯吉安人是一支外來的部族，僭占選舉國王的特權。托提拉是已故國王希底巴爾德的侄兒，為了報復，他想帶著特雷維戈的守備部隊投奔羅馬人的陣營。不過這位作戰驍勇而又多才多藝的年輕人很容易聽進眾人的勸告，與其為查士丁尼效命，不如登上哥特人的王座。他很快將帕維亞皇宮的魯吉安人篡奪者清除乾淨，校閱哥特民族那支5000名士兵的部隊，積極開展光復意大利王國的工作。

貝利薩留的繼任者是11位階級相同的將領，他們忽略了最重要的任務，是要粉碎實力衰弱而又分崩離析的哥特人。等他們聽到托提拉的進軍以及查士丁尼的譴責，才驚醒過來採取行動(541—544 A.D.)。維羅納的城門在暗中為阿爾塔巴祖斯打開，他率領100名波斯騎兵為帝國效勞，哥特人看大勢不好，趕快逃離城市，在距離城市60弗隆的地方，羅馬的將領停止追擊，要分配戰利品。就在他們爭吵時，敵人才發現勝利者的真正人數，波斯人很快被制服，阿爾塔巴祖斯跳過城牆才逃得性命，但是沒過幾天，在一場單獨的搦戰中，被一名蠻族用長矛戳死。靠近法恩紮在佛羅倫薩地區的穆格羅山，2萬名羅馬人迎戰托提拉的大軍。自由人內心充滿了激情，要用奮戰來恢復自己的國土，對抗萎靡不振的傭兵部隊，後者缺乏勇氣和紀律，甚至連奴隸都不如。在第一次的攻擊中，他們就丟掉了連隊標誌和兵器，用敏捷的速度四散逃走，雖然增加了戰敗的羞辱，倒是減少了失利的損傷。哥特國王不齒於敵軍的自私卑鄙，為了獲得榮譽和勝利，發起迅速的追擊。托提拉渡過波河，穿越亞平寧山脈，暫時放棄奪取拉文納、佛羅倫薩和羅馬的企圖，通過意大利的腹地向南進軍，展開對那不勒斯的圍攻，或說是封鎖。

羅馬將領龜縮在城市中，不敢迎戰，相互諉罪，彼此攻訐不息。皇帝對於意大利征戰的困境和危險起了警惕之心，派遣戰船組成的艦隊增援那不勒斯，還有一部分色雷斯和亞美尼亞的士兵。他們在西西里登陸，當地奉上儲存豐富的糧食。新任指揮官是一名不諳戰陣的文官，他的遲疑延長了被圍城市的痛苦。他提供救援物資時既怯懦又緩慢，物資不斷受到托提拉配置在那不勒斯灣的戰船的攔截，全部落在哥特人手中。派來的最高官員被繩索綁住頸脖，牽到城牆下，用戰慄的聲音向著城裡喊話，要求市民像他一樣懇請征服者大發慈悲。市民提出條件要先簽訂停戰協定，如果在30天之內他們得不到解救，願意開城投降。這名膽大包天的蠻族不僅答應要求，而且將1個月的期限延長到3個月，預判到達期限前就會出現饑饉，也會逼得他們屈服。等到那不勒斯和庫米不戰輸誠以後，盧卡尼亞、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這些行省，對於哥特國王的招降全部望風歸順。托提拉率領部隊向羅馬進軍，在距離首都約20英里的蒂沃爾紮營，對元老院和人民提出溫和的勸誡，要他們比較哥特人統治下的福祉與希臘人的暴政。

托提拉能夠迅速獲得成功，部分歸因於三年革命所產生的經驗，使意大利人在情緒上發生很大的改變。羅馬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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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們精神上的教父，在正統基督教皇帝的指使下，至少也是奉皇帝的名義，被從教堂裡拖走，放逐到與世隔絕的小島，活活餓死或者是遭到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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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德高尚的貝利薩留被11位軍事首長取代，他們各有不同的缺失和惡行，分別駐守在羅馬、拉文納、佛羅倫薩、佩魯賈、斯波萊托等地，濫用權勢縱情於女色或貪婪。亞歷山大受領任務要改善稅收的狀況，他是個行事狡猾的政客，長期在拜占庭宮廷欺詐和高壓的環境中，與那批同流合污的廷臣沆瀣一氣，獲得「搞錢高手」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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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指他有特別的手法，可以減少金幣的成色而不會損及外觀。他對意大利人的財產加重估值，根本不想恢復他們的和平及產業。他殺雞取卵的做法無論就目前還是未來而言都是為了滿足貪婪的需要。那些在哥特王國統治下涉及公家經費的收入和開支，現在他們的人身和財產都受到嚴苛的迫害，比起上述情況更為可恨。凡是逃過這些煩惱的查士丁尼的臣民，都被迫維持軍隊的需要，而且毫無規則可循。軍隊成為亞歷山大欺騙和藐視的對象，部隊經常急著出去搜尋財物或給養，使得地區的居民等待或懇求蠻族的救助。

托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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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性格純樸而且善於自我節制，為人講求誠信和仁義，無論對朋友還是敵人都不會說謊欺騙。哥特國王對意大利的農夫發出歡迎歸來的呼聲，他們可以享受勤勞的成果，只要支付正常的稅收，在作戰英勇和紀律嚴明的軍隊保護下，就能夠安居樂業，免於戰禍的危害。他不斷攻取堅固的市鎮，只要這些地方落到他的手中，立刻就將所有的堡壘工事拆除，避免民眾在未來受到圍攻的災難，更不讓羅馬人運用防禦作戰的技術。而且，這兩個民族要解決長久以來的爭端，應該堂堂正正在戰場上拚個你死我活。羅馬的戰俘和逃兵受到感召，投入他的麾下，為慷慨好客而又溫文有禮的敵人服務。奴隸獲得堅定而誠信的保證，絕不將他們交給原來的主人，使得他們願意為他效命。帕維亞的1000名武士雖然還自稱為哥特人，但在托提拉的營地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民族。他誠摯履行雙方簽訂的條款，不會運用含糊的解釋或無法預料的事件作為借口，謀求或接受任何陰險和邪惡的私利。他答應讓那不勒斯的守備部隊通過海運撤離，等到頑強的頂頭風使船隻無法出航，就很大方地供應所需的馬匹、糧食，授予前往羅馬城的安全通行權利。他在襲擊坎帕尼亞的莊園時，俘虜了元老院議員的妻子，全部不要贖金歸還給她們的丈夫。凡是侵犯婦女的貞操，一律處死，絕不寬恕。征服者指派一位仁慈而又親切的醫生，對飽受饑饉所苦的那不勒斯人，負責定出合理的規定，供應所需的糧食。托提拉的德性無論從真正的政策、宗教的原則還是人性的本能而論，都值得後人讚譽。他經常對部隊訓話，不變的主題是談到國家的敗亡與罪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軍隊講究道德和紀律就會獲得勝利的果實，無論是王子還是平民，都應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受到懲罰。


 三、貝利薩留的受命和羅馬被圍的攻防作戰(544—548 A.D.)

貝利薩留回到意大利拯救他所征服的國家，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很熱情地在後推動，等於把哥特戰爭的責任，用信任或放逐的方式，強加在久經兵戎的主將身上。他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是英雄，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宮就成了奴隸，只有勉強接受這令人痛苦的任務，賠上自己的名聲去補救後任的錯誤。羅馬人在海洋可以通行無阻，船隻和士兵都在薩洛納集結，此地靠近戴克裡先的宮殿。他在伊斯特裡亞的波拉讓部隊休息後舉行閱兵，繞過亞得裡亞海的盡頭，進入拉文納的港口，他對屬下的城市頒布命令，不準備供應所需的補給品。貝利薩留用皇帝的名義對哥特人和羅馬人發表公開的演講，說查士丁尼聽到了意大利臣民的祈求，已經暫停對波斯的征戰行動。他輕描淡寫提到最近發生災難的原因及始作俑者，盡力使大家對過去發生的事件，不要認為會受到懲罰而感到畏懼，要對未來會受到赦免而懷抱希望。他竭盡一切能力使統治下的軍民團結起來，本著共同的利益和情感結成堅固的聯盟。他特別提到他的主人查士丁尼願意原諒臣民的過失，獎勵他們正確的行為，受騙的同胞被篡奪者的花言巧語引誘，他們有責任和義務引導同胞走上正道。雖然他表達出熱烈的期許，不過並未達成預想的效果，沒有一個人背棄哥特人的陣營。

貝利薩留很快發現，他的話根本是在對牛彈琴，只能眼睜睜看著那個年輕蠻族充滿榮耀的身影。貝利薩留的信函鮮明而真實地呈現出高貴心靈面臨災禍的反應。

尊貴的君王：

我們已經抵達意大利，缺乏一切所需的戰爭工具，包括人員、馬匹、武器和錢財。部隊繞路經過色雷斯和伊利裡亞的村莊，在極端困難的狀況下才徵集到4000名新兵，他們身無長物，不知道如何運用武器，也沒有經歷過軍營的生活。原來配置在各行省的士兵，全都感到不滿，心懷恐懼而且士氣沮喪，他們只要聽到敵軍的消息，就會騎上自己的馬匹，把武器拋在地上趕緊逃走。自從意大利落在蠻族手中，已經無法徵稅，沒有錢支付士兵的薪餉，將領不僅喪失了指揮的權利，連譴責和訓誡的職責都全被剝奪。陛下，你的部隊大部分都已投向哥特人的陣營，這完全是事實。要是戰爭全靠貝利薩留一個人，那麼你的願望已經達成，我已經抵達意大利。但是如果你想展開徵服的行動，準備的工作離需要的還差得太遠。將領沒有武力做後盾，一切的虛名都不足恃。目前的權宜之計是先恢復老兵的服役和個人的衛隊，在我率領部隊進入戰場之前，必須獲得相當數量的輕裝和重裝部隊。另外，只有足夠的金錢，才能收買匈奴人的騎兵前來效命，這是戰勝敵人不可或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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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利薩留從拉文納派出深獲信任的軍官，前去催促和引導援軍，但是送去的信息沒人理會。信差在君士坦丁堡締結有利的婚姻，把這件事也耽誤下來。延遲和失望耗盡了他的耐性，羅馬的主將再次渡過亞得裡亞海，期望從帝國的臣民和盟友中慢慢集結的部隊，能夠先行抵達狄拉奇烏姆。他的實力還不足以解救羅馬，現在羅馬還陷於哥特國王的圍攻之中。從阿庇安大道走需要40天的行軍，一路上到處滿佈蠻族。謹慎的貝利薩留不願接受這樣的挑戰，情願採取安全而迅速的海上路線，從伊庇魯斯海岸到台伯河口只有5天的航程。

托提拉運用武力或通過締結條約，得到意大利中部行省各次要城鎮以後，並不想攻擊古老的都城，而是用包圍或飢餓的方式使其屈服(公元546年5月)。貝薩斯的貪財好貨使羅馬受到折磨，他的英勇作戰卻使首都獲得保衛。這位出身行伍的軍事首長有哥特人血統，將3000兵力的守備部隊部署在古老的城牆之上，率領他們防守範圍廣大的城區。民眾的災難使他可以藉機斂財，暗中為延續的圍城作戰感到喜不自勝，原來在他手裡的穀倉已經獲得補充。樂善好施的教皇維吉利烏斯，花錢購買並且運來大批西西里的糧食。然而逃避蠻族的船隻被貪婪的總督扣留，他把數量不足的給養發給士兵，剩餘的穀物賣給有錢的羅馬人。1個梅丁魯或五分之一夸脫的小麥可以換7個金幣，1頭牛要50個金幣，這種價格不僅少見，也要看機會才買得到手。等到饑饉開始，極度荒謬的糧價隨之上漲，傭兵的配給量受到剝削，減少到難以維持活命的程度。有一種毫無滋味而且不衛生的稀粥，麩皮的數量是麵粉的3倍，用來滿足窮人飢餓的胃口。情況很快惡化到食用死去的馬匹、狗、貓和老鼠，民眾急著到處去拔食青草，甚至尋找生長在城市廢墟裡的蕁麻。

一大群蒼白而憔悴的幽靈，身體顯示出病痛和疲乏，內心充滿挫折和絕望，包圍總督府邸，七嘴八舌地爭吵。他們認為主人的責任是要維持奴隸的生存，非常謙卑地提出請求，供應他們所需的食物，或是讓他們逃走，再不然立刻將他們處死。貝薩斯帶著冷酷的平靜態度回答，他沒有能力供應所需的糧食，讓他們離開會不安全，而且殺害皇帝的臣民是違法行為。然而一個平民做出榜樣讓同胞知道，就是暴君也無法阻止赴死的特權。5個小孩發出刺耳的哭聲，餓得向父親要麵包，這個父親絕望之餘，帶他們走向台伯河上的一座橋樑，他用手掩面，當著家人和羅馬的民眾，一頭跳進急流之中。富有和怯懦的人只要肯出錢，貝薩斯就讓他們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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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的逃難人員都在公路上喪生，或是被蠻族四處剽掠的隊伍攔截。在這個時候，富於心機的總督為了平息大家的不滿，激起羅馬人的希望，傳出援軍即將到來的含糊信息，說是東方邊區的艦隊和軍隊正在兼程趕路。他們獲得更加安心的保證，貝利薩留已經在港口登陸，只是沒有提到兵力的數量。他們相信這位被全民依賴的偉大救星靠著仁慈、勇氣和用兵的技巧，會將大家從水深火熱之中拯救出來。


 四、托提拉擊退援軍及羅馬城被內奸出賣(546 A.D.)

托提拉有先見之明，設置的障礙可以用來對付所向無敵的對手。在離城市90弗隆，河道最狹窄的地方，他用堅硬的巨大木材在兩岸之間建造了一座橋樑，兩端分別豎起高聳的木塔，配置最勇敢的哥特人在上面防衛，儲存大量投射武器和攻擊的器具。一根結實的鐵鏈用來掩護橋樑和木塔的接近路線，鐵鏈的兩頭安置在台伯河的兩岸，派出大批經過挑選的弓箭手擔任守備的任務。克服障礙和解救首都的冒險行動，展現出貝利薩留臨陣勇敢和指揮卓越的光輝戰績。他的騎兵從港口沿著大道前進，主要是吸引敵人的注意，逼使他們採取對抗的行動。步兵和糧食裝載在200艘大船上，每艘船用厚木板建造很高的防壁加以保護，上面開射孔可以發射箭矢。最前面將兩艘大型船隻繫在一起，成為一個漂浮的堡壘，用來對付橋樑的高塔，船裡裝著硫磺和瀝青這些縱火材料，整個船隊由將領親自指揮，靠著划槳對抗河道的水流，很辛勞地向前運動。鐵鏈被砍斷掉進水裡，防守兩岸的敵人不是被殺死就是被趕走。這條火船撞到主要的障礙物，立即與橋樑糾纏在一起，一座木塔連同200名哥特人全部葬身火焰之中，攻擊者發出勝利的歡呼。要不是貝利薩留手下的軍官發生錯誤，造成他的用兵失利，羅馬就會獲得拯救。

他事先將命令送達貝薩斯，要求他及時從城內出擊，配合整個作戰行動，並對部將艾薩克下達嚴格的命令，令其固守港口不得有誤。等到年輕而熱情的艾薩克陷於優勢敵軍的包圍之下，貝薩斯因為貪婪之心不願出動，戰敗謠言經過誇大傳入貝利薩留的耳中，他變得躊躇不前。在他的一生之中，只有這種特殊的時刻才會顯示出驚訝和困惑的情緒，不得已發出撤退的信號，以拯救他的妻子安東妮娜、錢庫以及圖斯坎海岸僅有的港口。他的心情極為苦惱，身體受到影響，得了致命的熱病，留下毫無保護的羅馬，未來的命運只得任由托提拉去處置。持續的敵對行動更加激起民族之間的仇恨：阿里烏斯教派的教士受到羞辱，全部被驅出羅馬；副主教貝拉基烏斯出任使臣前往哥特人營地，結果無功而返；一位西西里的主教擔任教皇的特使或是教廷大使，為了服務教會和國家說謊，竟被砍斷雙手。

飢餓使羅馬的守備部隊體力衰退，紀律鬆弛，瀕臨死亡的民眾也無法給予有效的協助，總督沉溺在毫無人性的貪婪之中，終於降低了全神貫注的警覺之心。4名伊索裡亞的伍長，趁著同伴熟睡而且軍官不在之際，用繩索從城牆上垂到城外，向哥特國王獻策，願意引導部隊進城。他們的提議沒有受到重視，而且讓哥特人感到懷疑。他們安全回到城內，後來又試了兩次，地點經過哥特人的檢查，完全瞭解了秘密策應的過程，只是沒有做出任何決定。等到托提拉同意發起突襲，這幾名伊索裡亞人打開阿辛納裡亞門，讓哥特人進入城裡(公元546年12月17日)。一直等到天色大亮，哥特人停下來排列成作戰隊形，害怕被出賣而中了埋伏，但是貝薩斯的部隊連同他們的領袖已經逃走。蠻族請求國王發起追擊，不讓敵手安全退卻，托提拉很審慎地回答「圍城必闕，窮寇莫追」。歷史學家提到，德西烏斯、巴西利烏斯幾位大公仍舊保有馬匹，就陪伴總督一同逃走；他們的兄弟像是奧利布裡烏斯、奧列斯特和馬克西穆斯，就在聖彼得大教堂尋找庇護。

歷史學家斷言只有500人留在首都，使人懷疑他的敘述或是記載是否正確。天亮以後證實哥特人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他們的國君非常虔誠地參拜使徒彼得的墓地，只是他在聖壇祈禱時，有25個士兵和60個市民被殺死在大教堂的前庭。副主教貝拉基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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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裡拿著福音書站在他的面前：「啊！主上！請赦免你的僕人。」托提拉帶著侮辱的笑容說道：「貝拉基烏斯，高傲的你怎麼也會俯首討饒？」審慎的副主教回答道：「我本來就是懇求者。上帝已使我們成為你的子民，既然我們是你的子民，就有資格請你大發慈悲。」在他謙卑的祈求之下，羅馬人的性命得到寬恕，處女和貴婦人的貞操也得到保護，免於受到性慾高漲的士兵無禮的侵犯。但是他們得到許諾，可以自由劫掠皇家寶庫中保存的最有價值的財寶。元老院議員的房屋裡有很多的金銀財寶，貪婪的貝薩斯犯下滔天大罪所積聚的財物，使征服者可以不勞而獲。在這場天翻地覆的變遷中，羅馬執政官的兒女飽嘗過去他們鄙視或逃過的不幸，他們穿著襤褸的衣服在城市的街道上流浪，在他們繼承的府邸前乞討麵包，有時還得不到一點殘羹。魯斯蒂辛娜是敘馬庫斯的女兒，也是波伊西烏斯的孀婦，拿出家財來施捨，減輕饑饉的災害。有人傳言她鼓動民眾將偉大君主狄奧多里克的雕像推倒在地，蠻族大為憤怒。要不是托提拉尊敬她的出身、德性甚至報復的虔誠動機，這位年高德劭貴婦的性命就會成為紀念哥特君王的犧牲品。

托提拉在次日發表了兩場演說，用來恭賀和規勸勝利的哥特人，譴責元老院像最低賤的奴隸，充滿偽證、愚蠢和忘恩負義的行為。他提出嚴正的聲明，要剝奪他們的產業和榮譽，賜予同生死共患難的軍中夥伴。然而他願意饒恕他們的叛變，元老院的議員為了回報他的仁慈，對於意大利行省的佃戶和家臣發出信函，命令他們背棄希臘人的旗幟，在和平的環境裡耕種他們的田地，向他們的主人學習，盡自己的責任服從哥特統治者。城市的頑抗使他的勝利拖延甚久，為此他表現出冷酷無情的決心，下達命令將三分之一的城牆在不同的地段加以拆除，縱火或使用器具準備摧毀或推平古代最莊嚴的建築和工程，羅馬將從堅固的城堡變成放牧的草地。這樣致命的敕令使全世界震驚，貝利薩留提出立場堅定和語氣溫和的抗議，使得破壞工作的執行暫時停止。他對蠻族提出警告，這些古代的紀念物使死者感到光榮，生者獲得喜悅，毀棄只能玷污自己的聲名。托提拉被敵人的勸告所說服，保存羅馬可以成為王國的裝飾，或成為和平與復交的最佳保證。他向貝利薩留的使者表示寬恕整個城市的意圖的同時，將一支部隊配置在離城120弗隆的地方，用來監視羅馬主將的行動。他帶著剩餘的軍隊向著盧卡尼亞和阿普利亞進軍，佔領伽爾甘努斯山的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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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尼拔過去在這裡建立過一個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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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老院的議員被拖著跟隨隊列行進，後來被監禁在坎帕尼亞的堡壘，市民帶著妻兒子女被流放分散到各地。在40天的時間之內，遭到拋棄的羅馬變成一座死城。


 五、貝利薩留光復羅馬及被召回後羅馬再度失守(547—549 A.D.)

羅馬很快在一次作戰行動中被光復(公元547年2月)，要是從這件事的結局來看，一般人會批評貝利薩留是倉促行事或英雄主義。等到托提拉離開以後，羅馬的主將率領1000名騎兵從海港出發，消滅阻擋他前進的敵軍，帶著憐憫和尊敬的心情訪問已成鬼域的永恆之城，決定要維持這一在世人眼裡重要的據點。他把旗幟豎立在卡庇多的神殿，集結麾下絕大部分的軍隊，用熱愛家園的情感和獲得食物的希望，召喚原來古老的居民。他第二次將羅馬城的鑰匙呈獻給查士丁尼皇帝。他加強各項工作：已經被哥特人拆除的城牆，用簡陋和不同的材料趕緊修復；填平的壕溝重新被挖開；在大道上面遍撒鐵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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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戳傷馬匹的足部；新的城門無法盡快獲得，配置最英勇的士兵構成斯巴達式的防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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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保障進出通道的安全。等到25天的期限過去，托提拉從阿普利亞以急行軍回師羅馬，報復他所受的傷害和羞辱。貝利薩留已預料到他會到達。哥特人發起三次全面攻擊都被驅退，損失了一批部隊的精英分子，皇家的標誌幾乎落到敵人的手中，托提拉如雷貫耳的名聲連同軍隊的運道，全都居於下風。無論羅馬的主將能施展多大的本領和勇氣，還是敵不過查士丁尼要結束這場戰爭的決心。雖然查士丁尼在開始時野心勃勃，最後還是要放棄。像這樣一位怠惰而又無能的君王，藐視他的敵人，忌恨他的奴僕，延長了意大利的災禍。

經過很長一段平靜期，貝利薩留奉命在羅馬留下足夠的守備部隊，自己率軍前往盧卡尼亞行省，當地居民受到正統教會宗教狂熱的煽動，已掙脫阿里烏斯教派征服者所強加在身上的枷鎖。在這場不夠光彩的戰事中，對付蠻族所向無敵的英雄，竟然因手下軍官的延遲、抗命和怯懦大敗而逃。他在克羅托納的冬營中休養生息，為了確保安全，盧卡尼亞山地的兩條通路都派騎兵把守。不知是發生叛逆還是實力薄弱，哥特人急速進軍毫無阻擋，幾乎使貝利薩留沒有時間逃到西西里海岸。之後，他終於集結起一支艦隊和軍隊用來解救羅薩諾
[396]

 ，這個堅強的城堡離西巴裡斯的廢墟有60個弗隆，盧卡尼亞的貴族以此地為庇護所。在第一次的攻擊行動中，羅馬部隊為一場暴風雨所驅退。第二次他們再接近海岸，但是看到小山上滿佈弓箭手，登陸的地點有成列的長矛在嚴密防守，哥特國王急著要展開會戰，意大利的征服者發出退兵的信號，繼續處於落魄、羞辱和消極的境地。這時安東妮娜已被派到君士坦丁堡懇求援軍，等到皇后死後，才獲得允許讓他回師意大利。

貝利薩留最後五次戰役可以減輕競爭對手的妒恨，過去他那萬丈光芒的榮譽不僅眩人眼目，連帶也傷害到了別人的利益。他現在非但沒有從哥特人的手裡拯救意大利，反而像喪家之犬在海岸一帶徘徊不去，既不敢向著內陸進軍，也不接受托提拉一再氣勢凌人的挑戰。然而還是有極少數人能夠就事論事，如果拿執行任務的工具來比較，認為與他運道極盛時期相比，也就是當他將兩位被俘的國王送到查士丁尼寶座的前面時相比，這時候的他更能被稱為登峰造極的兵學大師。貝利薩留的驍勇從未因年老而衰退，獲得的經驗使他的智慧更加成熟，但是至高的美德無論是仁慈還是公正，有時都會屈服於艱困的現實。皇帝的吝嗇或窮困迫得他偏離正道，當初他就是用寬和的施政取得意大利人的敬愛和信任，然而現在卻因要維持戰爭，而使拉文納、西西里以及帝國所有忠誠的臣民生活在高壓之下。對希羅底安的起訴過於嚴苛，這名受到冤屈或是自覺有罪的軍官就把斯波萊托拱手讓給敵人。安東妮娜的貪婪主宰一切，雖然有時會為愛情而轉變，但現在她卻已經完全成了錢財的奴隸。貝利薩留向來非常清楚，在一個腐化和墮落的時代，財富能夠支持和裝飾個人的功勳。我們當然不能認為，將一部分戰利品作為自己的報酬，就會玷污服務公眾的榮譽。這位英雄逃過蠻族的刀劍，但是陰謀分子
[397]

 的匕首卻在等待他的歸去(公元548年9月)。

在從戰爭中獲得財富和榮譽的這群人當中，阿塔班曾經懲罰阿非利加的暴君，現在怨恨宮廷的忘恩負義。他渴望得到皇帝的侄女普麗傑克塔，她也願意回報拯救性命的恩人，但是虔誠的狄奧多拉認定他前次的婚姻是兩人結合的障礙。高傲的普麗傑克塔身為皇室後裔，為讒言所激怒，阿塔班以獻身軍旅而感到自豪，證明他有能力做出大膽而血腥的行為。只有查士丁尼的死亡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只是陰謀分子延後了執行的時間，一直等到貝利薩留在突然的狀況下被解除武裝，毫無奧援隻身留在君士坦丁堡才動手。想要破壞他那根深蒂固的忠誠根本毫無希望，而且他們畏懼這位老將為了報復或應該說是主持正義而登高一呼，這樣一來色雷斯的軍隊就會懲罰這些兇手，犯罪的成果或許會全部被他安然坐享。時間的延後容易產生差錯，會因良心不安而認罪。元老院譴責阿塔班和他的幫兇，極為仁慈的查士丁尼將他們軟禁在皇宮中，後來又寬恕這種企圖弒君篡位的重大罪行。

要是皇帝能饒恕他的仇敵，那就應該真誠擁抱一位朋友，貝利薩留把永世難忘的勝利奉獻給他，在他最危險的時刻仍舊忠心耿耿。貝利薩留辛勞的戎馬生活需要休息，擔任東部主將和內廷伯爵的高位，就是資深的執政官和大公，對於建下蓋世功勳的羅馬第一名將，也很恭敬地讓出較高的位階。
[398]

 羅馬第一名將仍舊是妻子的奴隸，等到狄奧多拉死後，對於功高震主的畏懼逐漸消失，他那種基於情感和習慣的奴性就顯得不那麼可恥。喬安妮娜是他們的女兒，也是財產的唯一繼承人，許配給女皇的外孫或是侄兒阿納斯塔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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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善意的安排才促成這件婚事。等到狄奧多拉的權勢隨著死亡而消失，喬安妮娜的雙親回國以後，冷酷的母親為了報復，不惜斷送女兒的榮譽與幸福，就在教堂的婚禮等待批准時，取消了這一讓安東妮娜不滿的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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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貝利薩留離開之前，佩魯西亞受到圍攻，只有很少幾個城市深溝高壘守衛嚴密，能夠擋住哥特軍隊的攻擊，拉文納、安科納和克羅托納仍在抗拒蠻族。托提拉要求娶法蘭西國王的女兒為妻，遭到拒絕，帶給他很大的刺激，說他除非得到羅馬人民的承認，否則不配稱為意大利的國王。3000名最勇敢的士兵留下來捍衛首都，懷疑有囤積壟斷的情況，守備部隊殺害總督，讓一位教士當代表去向查士丁尼陳情，除非赦免他們的罪行，支付虧欠的薪餉和犒賞，否則他們會立刻接受托提拉所答應的條件。但是接替指揮的軍官(他的名字叫狄奧傑尼斯)贏得了他們的尊敬和信任。

哥特人發現征服的行動很難達成，羅馬人哪怕是要忍受海港被敵軍攻佔，損失所有海運補給品的困境，也要堅決抵抗哥特人的入侵。要不是托提拉給予伊索裡亞人豐厚的報酬，引得易收買的同胞倣傚謀叛的先例，那麼羅馬的圍攻可能已經解除。在一個黑暗的夜晚，哥特人的號手在另一邊吹響號角時，他們靜悄悄地打開了聖保羅門(549 A.D.)，蠻族衝進城市，逃走的守備部隊到達森圖姆塞利的港灣之前，已經被截斷退路。有名西利西亞人的士兵名叫保羅，曾經在貝利薩留開辦的班隊受訓，他與400名同伴退往哈德良的陵墓。他們擊退了哥特人，但是感到飢餓的威脅，大家都厭惡馬肉的味道，於是下定決心情願冒死出擊，背城一戰。但是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逐漸屈服於對方所提出的條件，托提拉宣稱只要加入他的陣營為他效命，就可以補發所欠付的金額，讓他們保有自己的武器和馬匹。他們的首領曾經發誓不會拋棄留在東方的妻子和小孩，托提拉毫不勉強，讓他們可以光榮離開。有400多名羅馬軍隊在教堂的聖所尋求庇護，受到仁慈的勝利者的赦免而沒有遭到殺害。

托提拉不再存有摧毀羅馬建築物的念頭
[401]

 ，把它視為哥特王國的都城，保持尊敬的態度。他讓元老院和人民都回到自己的家園，很慷慨地供應他們謀生的工具和器材。托提拉穿著和平時期的官服，在賽車場演出各種騎術節目，就在他使群眾獲得消遣和娛樂時，已準備好400條平底船裝載他的部隊，雷吉烏姆和他林敦這些城市都望風而降。他渡海進入西西里，奪取了這個令他最痛恨的目標，從這個島嶼拿走所有的金銀財寶，帶走地面上所有的收成，以及無數的馬匹和牛羊。撒丁尼亞和科西嘉在從命以後，能夠享有意大利的待遇和運道。一支艦隊有300艘戰船侵襲希臘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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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人在科爾西拉島和古老的伊庇魯斯地區登陸。他們抵達的最遠的地方是尼科波裡斯和多多納
[403]

 ，前者是為了紀念奧古斯都而建立的城市，後者一度因約夫的神諭而聞名於世。
[404]

 托提拉每次獲得勝利以後，這位見識高明的蠻族總是不忘一再向查士丁尼呼籲和平，對於從前皇帝和國王之間的和諧大加讚譽，願意讓哥特軍隊為帝國服務。


 六、納爾塞斯指揮哥特戰爭的準備及其遠征行動(549—552 A.D.)

查士丁尼對和平的呼籲充耳不聞，但同時也完全忽略了進行中的戰爭，他的熱情因怠惰的性格而無法堅持，使人感到失望。皇帝這種有益於國家的昏睡姿態，被維吉利烏斯教皇和塞特古斯大公喚醒。他們出現在寶座前，用上帝和人民的名義向他懇求，要重建征服和解放意大利的偉業。他在選擇主將時，既展現出搖擺善變的態度，也表現出正確判斷的能力。一支艦隊裝載著軍隊，發航前往救援西西里，這支軍隊在利貝裡烏斯的指揮之下，但是考慮到年齡和經驗的條件後，在抵達海岸之前陣前換將。謀逆分子阿塔班從囚犯擢升至要職，取代利貝裡烏斯的位置，真心以為他會抱著感恩圖報的心理，發揮驍勇善戰的氣概，堅定忠誠不貳的信念。貝利薩留憩息在桂冠的光輝之下，主力部隊在意大利的作戰，必然由皇帝的侄兒日耳曼努斯負責指揮。日耳曼努斯的位階和功績因宮廷的猜忌而長期受到壓制，狄奧多拉甚至侵犯到他作為平民的權利，無論是他兒女的婚事還是兄弟的遺囑，都不容他置喙。雖然他的領導不僅光明磊落而且無可指責，獲得國內外一致的信任，卻引起查士丁尼的不快。

日耳曼努斯的一生是絕對服從的最佳典範，他用高尚的態度和誠摯的語氣，拒絕濫用他的名義和職位參與賽車場的黨派之爭。他那率真無邪的笑容能夠緩和嚴肅誠懇的作風。他視錢財如糞土，盡量幫助貧窮的友人。他的英勇過去已經通過戰勝多瑙河的斯拉夫人和阿非利加的叛徒而得到證明，一開始傳出他的擢升就給意大利人帶來無窮的希望。他曾經在私下獲得保證，只要他接近戰場，羅馬的逃兵就會拋棄托提拉的旗幟。他第二次結婚娶了狄奧多里克的孫女馬拉桑夏，使得日耳曼努斯獲得哥特人的愛戴，他們不願進軍來對抗一位皇家嬰兒的父親，他的兒子是阿馬拉皇族唯一倖存的後裔。皇帝調撥了一筆很豐厚的補助，將領也拿出自己的私人財富，他非常快速地完成了兵員的徵召，成果超出世人的想像。皇帝同意他挑選色雷斯的騎兵分隊，無論是君士坦丁堡和歐洲的老兵還是年輕人，都願意自動前來投效。他的聲望和慷慨甚至吸引了來自日耳曼腹地的蠻族的協助。羅馬人向著撒爾底迦前進，斯拉夫人的軍隊趕快逃走，但是在他們離開以後不到兩天，日耳曼努斯就因病去世，使原來的計劃成為泡影。然而他給意大利戰爭帶來振奮的士氣，仍舊發揮著積極進取的作用。濱海的城市安科納、克羅托納和森圖姆塞利抵擋住了托提拉的攻擊。阿塔班的賣命效力奪回了西西里，哥特人的水師在亞得裡亞海的海岸附近被擊敗。兩支艦隊勢均力敵，雙方的兵力分別為47艘戰船和50艘戰船，希臘人憑著豐富的航海知識和操船技術，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船隻在近戰中全部糾纏在一起，在這場不幸的激戰中只有12名哥特人逃走。哥特人對自己不精通的作戰方式，裝出並不在意的樣子，從他們的經驗中可以證明諺語的真實無虛：「海洋的主人將贏得陸地的疆域。」

日耳曼努斯逝世後，傳來很奇特的消息，說羅馬軍隊要交給一名宦官來指揮，聽到這一消息的民族都喜笑顏開。納爾塞斯
[405]

 是少數身遭不幸，卻能使世人不會輕視和仇恨宦官的人，衰弱而矮小的身材掩藏著政要和武士的心胸。他在年輕時靠著織布謀生，照顧各種家務工作，服侍奢華的女性，雖然忙得毫無空閒，還是在暗中鍛煉天賦的才能，保持英勇和敏捷的習性。一個無緣接觸學校和軍營的局外人，在皇宮裡學到如何去掩飾自己、奉承上官和說服別人。等到他有機會接近皇帝，查士丁尼帶著驚奇和愉悅的心情，對他的寢宮總管和財務長言聽計從。
[406]

 納爾塞斯曾擔任多次使臣，他的才能得到發揮和改進。他率領一支軍隊到達意大利，獲得戰爭與當地狀況的實際知識，竟能與貝利薩留的軍事才具分庭抗禮。在他回到君士坦丁堡的12年以後，皇帝又要借重這名宦官，去完成羅馬第一名將尚未完成的征戰。他並沒有為虛榮心理或好勝爭強所眩惑，而是提出嚴正的要求：除非獲得足夠的部隊，否則他不會拿自己的聲望和君王的榮譽冒險去孤注一擲。查士丁尼同意了嬖倖的要求，同樣的要求如果是對那位英雄人物貝利薩留則可能會加以拒絕。

哥特戰爭死灰復燃，準備工作不會有失帝國古老的尊嚴。國家金庫的鑰匙交到納爾塞斯的手裡，可以盡其所有來囤積軍需、徵召兵員、採購武器和馬匹、支付積欠的薪餉、收買逃兵和難民的忠誠。日耳曼努斯的部隊仍然保持完成戰備的狀況，駐紮在薩洛那周邊地區，期待新任首長的蒞臨。宦官納爾塞斯的輕財重義為世人所知，不惜花費巨款編成本國臣民和同盟國家的混合軍團。倫巴第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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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恪盡條約的義務，還全力予以支持，願意出借2200名最勇敢的武士，連同3000名好戰的隨從；3000名赫魯利人是馬上戰鬥的騎士，聽從本國酋長費勒穆什的指揮；出身貴族的阿拉圖斯領導由羅馬人組成的老兵隊伍，採用羅馬的作戰方式和訓練要求；達吉斯特烏斯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指揮匈奴人；名聲顯赫的科巴德是前後任波斯國王的孫兒和侄子，他戴著王室的頭巾領導忠心耿耿的同胞，這些人要與君王同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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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爾塞斯不但建立起權威，更受到部隊的愛戴，率領一支旌旗招展的大軍從菲利浦波裡斯
[409]

 到薩洛那，再沿著亞得裡亞海的東部海岸一直到意大利的邊界。他的行程受到妨礙，東部無法提供能運輸如此多人員和馬匹的船隻。在一片混亂之中，法蘭克人趁機吞併了威尼提亞大部分地區，拒絕讓倫巴第人的友軍有自由通過的權利。特亞斯帶著最精銳的哥特軍隊，據守維洛那這個要點，指揮官運用高明的作戰技巧，使得鄰近地區遍佈砍倒的林木和氾濫的洪水，讓羅馬的軍隊在此地寸步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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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爾塞斯感到極為棘手，只有聽從一位很有經驗的軍官的建議，羅馬大軍沿著海岸很審慎地前進，看上去卻像是草率的行動。艦隊在行軍縱隊的前方，不斷在河流的河口處構建舟橋，像是提馬弗斯河、布倫塔河、阿迪傑河和波河，全都注入亞得裡亞海，然後到達北部的拉文納。他在這座城市休息了9天，將散佈在意大利的軍隊全部集結起來，向著裡米尼進軍，接受狂妄敵軍的挑戰。


 七、塔吉那會戰和托提拉的陣亡及哥特王國的絕滅(552—553 A.D.)

納爾塞斯的謹慎促使他採取迅速和果決的行動，他手上的軍隊是帝國最後的力量，每天的花費都是天文數字。來自各民族的部隊，缺乏嚴格的軍紀和吃苦耐勞的訓練，稍有不當就會兵戎相向，甚至會倒戈對付自己的恩主。他認為托提拉也有同樣的顧慮，想到這裡他內心暴躁的情緒就稍稍得到緩和，但是他知道意大利的教士和人民渴望第二次的革命，他感到也懷疑很快就會有背叛的事件發生。他決定要冒險抓住機會在一天之內解決哥特王國的問題。這樣一來，逼近的危險就能夠激起大家傚法英勇的精神，相互之間沒有更多的時間去瞭解狀況，難免有所忌憚，就不會產生背棄的心理。羅馬的主將從拉文納出兵，收拾裡米尼的守備部隊，直線前進穿過烏比諾的山嶺，再度沿著弗拉米尼亞大道南下，走了9英里越過在山巖上開鑿的通道。這座天險哥特人要是加以防守，對他而言真是難以克服的障礙，可以阻止或延遲他的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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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人在羅馬附近地區集結，毫不遲疑地前進，要尋找佔有優勢的敵軍，雙方接近到距離100弗隆的地方，位於塔吉那
[412]

 和高盧人古代戰死者墓地之間(公元55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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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爾塞斯送來傲慢的信息，傳達的不是和平，而是要他投降。哥特國王的答覆是情願決一死戰。使者問道：「你要哪一天開戰？」托提拉的回答：「第八天。」

然而第二天的早晨納爾塞斯就準備發動會戰，想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同時也怕托提拉在耍詐。1萬名赫魯利人和倫巴第人位於中央，他們作戰勇敢但忠誠可疑。兩翼各有8000名羅馬人，右翼有匈奴人騎兵擔任警戒，左翼有1500名挑選過的騎兵負責掩護，狀況緊急時可以保護友軍撤退，作戰有利則包圍敵人的側翼。從右翼頂端的位置，宦官騎著馬沿著戰線巡視部隊，他的講話和神色向他們提出保證可以獲得勝利，激勵皇帝的士兵要懲罰這幫犯下滔天大罪的盜賊，同時讓大家看到那些黃金的鏈條、項圈和臂鐲，都是立下戰功後的獎賞。

大家從雙方發生的接戰中，就已經能看到成功的預兆。他們帶著極為欣賞的表情看著50名勇敢的弓箭手，這些人為了控制前面的一座小山丘，已經擋住了哥特騎兵連續三次的攻擊。在只有兩個弓箭射程的距離內，整個早晨雙方都在焦急中度過，整個戰線都籠罩在不安的氣氛中，羅馬人進食時人不卸甲、馬不離鞍。納爾塞斯等待對方發起衝鋒，托提拉拖延時間要等最後2000名哥特援軍的到達。國王用毫無效果的談判來消耗時間，同時在戰線前面很狹小的空間內，向大家展示一個武士的力量和技巧。他的鎧甲上鑲嵌著黃金，紫色的旌旗在風中飄舞，他把長矛擲向空中，用右手接住再交給左手，從馬背的後面滑下來再跨步躍上馬鞍，像在騎術學校那樣操控難以駕馭的駿馬，施展各種步伐和旋轉動作。

等到援軍到達，他就退回帳幕，換上一般士兵的服裝和武器，接著發出會戰的信號。第一列騎兵的前進需要的是勇氣而不是謹慎，把第二列的步兵留在後面。他們立刻開始接戰，陣線像極了一輪新月，中間突進去而兩翼變得向後彎曲，這是羅馬人兩翼4000名弓箭手齊射產生的效果。哥特人慘重的傷亡引得羅馬軍陣中發出巨大的歡呼聲。哥特騎兵的勇氣給自己帶來災害，逼得他們擠在一起進行強弱懸殊的戰鬥，只能用長矛對抗敵人，而對方卻嫻熟所有的戰爭工具。一場戰果碩碩的接戰激勵著羅馬人和盟友，納爾塞斯很平靜地觀看戰況的發展，並且下達必要的命令，當然也會評判他們的功勞，對最勇敢的戰士給予最大的獎勵。哥特騎兵在震驚之餘已經陣勢大亂，遭到壓迫以後整個崩潰。第二線的步兵排成的陣勢，無法運用槍矛來支援騎兵的攻擊，也沒有足夠的空間來收容後退的部隊，被逃走的馬匹撞倒踐踏而亂成一團。在塔吉那戰場有6000名哥特人被殺，勝者毫無惻隱之心。

他們的君主帶著5名隨員，被格庇德人阿斯巴德追趕上，忠心耿耿的隨員發出叫聲：「不要傷害意大利的國王！」然而阿斯巴德已將長矛刺進托提拉的身體，致命的一擊立刻引起忠誠哥特人的報復。他們將垂死的君王運到7英里外的一個地方，遠離給他帶來羞辱的戰場，讓他的最終時刻沒有任何敵人在場。大家出於同情，把他安葬在一個草草築成的墳墓裡。羅馬人對於勝利覺得美中不足，直到後來發現哥特國王的屍體，才認為大功告成。托提拉裝飾著寶石的帽子以及染血的長袍被當成凱旋的信物，由專差呈送給查士丁尼。

納爾塞斯立刻向勝利的賜予者無垢聖母，也是他的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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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上最虔誠的奉獻。他對倫巴第人表示讚譽，給予豐碩的報酬，然後打發他們離開。這些驍勇善戰的野蠻人曾把村莊化為灰燼，在聖壇前面強姦貴婦和修女，因此要派出強大的正規部隊不斷監視他們的撤離，阻止再度發生違犯軍紀的事件。勝利的宦官繼續行軍通過托斯卡納，接受哥特人的歸順，到處都能聽見萬民的歡呼，以及意大利人的不斷抱怨，哥特人剩餘的部隊還有無可抗拒的實力，把羅馬包圍得水洩不通。環繞廣大的外廓城牆，納爾塞斯把工作分配給自己和部將，分別擔任正面的攻擊和牽制的佯攻，並且不動聲色指出最容易接近的位置和沒有守備的通道。無論是哈德良陵墓的工事堡壘還是港口，都無法阻擋征服者的前進。查士丁尼再次收到羅馬城的鑰匙，在他的統治期間，羅馬失守和光復先後有5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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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得救卻成為羅馬人民最後的災難，納爾塞斯的蠻族盟友經常混淆和平與戰爭的特權。逃走的哥特人在絕望之餘，因血腥的報復行為而獲得一點安慰。出身貴族家庭的300位青年，被送過波河作為人質，托提拉的繼位者毫無人性，將他們全部屠殺。從元老院的命運聯想到人類的際遇無常，令人不禁潸然淚下。托提拉將元老院的議員全部放逐離開家園，有部分人員被貝利薩留的一位軍官救出來，從坎帕尼亞運到西西里。有些人自認犯下大罪，不敢相信查士丁尼會法外施仁，也有些人實在太窮，沒有能力購買馬匹逃到海岸。他們這些同仁經過5年窮困和流放的生活，顯得憔悴不堪。勝利的納爾塞斯恢復了他們的希望，狂怒的哥特人阻止他們過早回到城市，坎帕尼亞的城堡都沾染著貴族的鮮血。過了13個世紀以後，羅慕盧斯的制度已經淪喪。即使羅馬的貴族仍舊使用元老院議員的頭銜，但在公共會議或憲政法則中很少能見到他們留下的痕跡。羅馬元老院高高在上已有600年之久，注視著地球上的國王向他們覲見，他們將這些國王看成奴隸或是自由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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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戰爭仍然在進行，最勇敢的哥特族人退過波河，一致推選特阿斯接替去世的英雄，並且要為他復仇。新國王立即派遣使者懇求法蘭克人的協助，即使花錢也在所不惜，為了公眾的安全就將儲存在帕維亞皇宮的財富，毫不珍惜地使用在這方面。哥特皇室剩餘的金銀被儲藏在坎帕尼亞的庫米，他的兄弟阿利金負責看管，但是這座經托提拉加強的堅固城堡，被納爾塞斯的軍隊團團包圍。哥特國王實施快速而秘密的行軍，從阿爾卑斯山的山麓開往維蘇威山，前去解救他的兄弟，並逃過羅馬各地軍事首長的監視，把營地駐紮在薩爾努斯河的岸邊。這條河又稱德拉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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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努西裡亞流入那不勒斯灣。河流分隔開兩支軍隊，60天的時間被浪費在遠距離的遙相對望中，沒有得到任何成果。特阿斯一直佔據著這個重要的位置，等到他的艦隊失利，無法運來所需的糧食，只得放棄，開始撤離。他攀登拉克塔裡亞山是不得已的窮途末路，這個地方從格倫的時代以來，因為清新的空氣和營養的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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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使得羅馬的醫生將病人送來療養。

哥特人決心全力一搏，他們列陣下山，捨棄馬匹，實施步戰，為了獲得自由，寧願死於刀刃之下(公元553年3月)。國王親自領隊出戰，他的右手拿著長矛，左手執巨大的圓盾，用長矛殺死前列的敵人，左手的圓盾抵擋那些想取他性命的武器。在幾個鐘頭的戰鬥以後，圓盾上插著12支標槍，使得他的左手疲累不堪。可是這位英雄人物並沒有退後一步，也沒有停止攻擊，只是大聲叫喚他的隨從給他換一面新的圓盾，就在這一刻側面沒有掩護，他被致命的投矢貫穿。他的陣亡是死得其所，同時也宣告哥特王國隨之滅亡。他的殉難激起了戰友效死的決心，他們奮戰到黑夜降臨大地，雙方才收兵休息。等到天亮又開始戰鬥，哥特士兵維持絕不示弱的勇氣直到第二天的黃昏，他們在夜晚休息時不僅缺乏飲水，最勇敢的戰友也多已喪身。倖存的哥特人決定接受優厚的條件，這是明智的納爾塞斯所提出的。他們可以選擇住在意大利成為查士丁尼的臣民和士兵，或是帶著部分傢俬離開去尋找獨立自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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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1000名哥特人拒絕宣誓效忠或是自願流放，他們在條約簽訂之前離開，很大膽地撤回帕維亞城內。

阿利金所處的地位激勵他傚法兄弟特阿斯的精神，而不是哀悼特阿斯的陣亡。他是體格強壯而又技術高明的射手，彎弓射出的一支箭矢可以貫穿對手的鎧甲和胸膛。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卓越，防守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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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拒羅馬人的軍隊長達1年之久。羅馬人辛勤工作，把西比爾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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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成很大的地下坑道，裡面堆滿易燃的材料，放火燒燬臨時的支撐，庫米的城牆和城門倒塌到洞穴裡，然而陷落的位置成為很深而且難以通過的絕壁。阿利金處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中仍然屹立不倒、絕不動搖，最後他考慮到他們的國家已經毫無希望，經過判斷覺得成為納爾塞斯的朋友，總比當法蘭克人的奴隸要強，於是不得不低頭降服。自從特阿斯去世後，羅馬的將領分兵平服意大利的城市。盧卡在羅馬軍隊的圍攻下堅持了很長時間，居民一再背誓的反叛行為沒有激起納爾塞斯的怒火，更沒有殘殺他們交付的人質洩憤，這不僅是他的仁慈，也是一貫審慎的作風。他反而讓這些人質安全離去，使得他們感恩圖報，終於說服同胞放棄固執的頑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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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法蘭克人入侵意大利被納爾塞斯擊敗(553—568 A.D.)

在盧卡投降之前，意大利被一股新的蠻族洪流淹沒。克洛維的孫子狄奧德巴爾德是一位個性軟弱的青年，現在統治著奧斯特拉西亞人或被稱為東部法蘭克人。對於哥特使臣說得天花亂墜的承諾，他的監護人內心存著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但是一個黷武好勝的民族，進取的精神遠超過宮廷裡怯懦的國務會議。洛泰爾和布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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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兄弟是阿勒曼尼人的公爵，他們挺身而出，成為意大利戰爭的領導人物，7.5萬名日耳曼人在秋天從雷提亞阿爾卑斯山進入米蘭平原(公元553年8月)。羅馬軍隊的前衛駐紮的地點靠近波河，由一位勇敢的赫魯利人弗卡裡斯負責指揮。他輕率地認為個人的英勇才是將領的職責和功績，在沿著伊米利亞大道行軍時，沒有整理好隊形和序列，也不重視警戒和掩護。法蘭克人的伏兵突然從帕爾馬的圓形劇場衝出來，他的部隊遭到奇襲被擊潰，領導者拒絕逃走，臨終時說，納爾塞斯的憤怒比死亡更可怕。弗卡裡斯陣亡，保住性命的首長開始後撤，哥特人天生輕浮和叛逆的性格獲得鼓舞，逃奔到解救者的旗幟之下。有些城市還在抗拒羅馬將領的軍隊，允許法蘭克人進入。對於蠻族大舉入寇，意大利的征服者開放通道任其自由行動，他們抵達切塞納的城下，認為哥特人的財富不能支付入侵行動，對阿利金提出譴責和威脅。

納爾塞斯親自率領300名騎兵從裡米尼出擊，靠著高明的戰術和英勇的行動，殲滅2000名法蘭克人，這是對他們突入邊界肆意搶劫的懲罰。兩兄弟在桑尼烏姆的國境線上分兵出動，布塞林在右翼可以奪取坎帕尼亞、盧卡尼亞和布魯提烏姆的戰利品，洛泰爾在左翼搶劫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他們分別沿著地中海和亞得裡亞海前進，最遠抵達雷吉烏姆和奧特朗托，連意大利的頂端都包括在毀滅的路線之內。法蘭克人都是基督徒和正統教會的信徒，一般他們的惡行只是單純的搶劫和偶然的殺戮，虔誠的他們不會侵犯教堂。但阿勒曼尼人褻瀆神聖的雙手，不會放過一切；他們將馬的頭砍下來當作犧牲，奉獻給森林與河流的本土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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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化或玷污聖器，神龕和聖壇遭到破壞，上面灑布著信徒的鮮血。布塞林受到野心的驅使，洛泰爾只是貪婪成性而已。前者渴望在他手裡恢復哥特王國；後者要沿原路回去好把財富存放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地方，不過答應他的兄弟會迅速增援。氣候的改變和疾病的傳染損耗了軍隊的實力，日耳曼人迷戀意大利的葡萄美酒，酗酒的習性多多少少讓沒有抵抗能力的人民報了仇。

在春天開始時(554 A.D.)，原來防衛城市的帝國軍隊，現在有1.8萬人在羅馬附近地區集結。冬季時光沒有浪費和閒置，在納爾塞斯親自指揮和以身作則下，他們每天反覆進行各種軍事訓練，包括所有步兵和騎兵的項目。他們的耳朵習於服從號角的聲音，配合皮瑞克舞曲的旋律練習各種步伐和旋轉的動作。布塞林帶著3萬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從西西里海峽附近向卡普阿緩慢移動，在卡西利努姆的橋樑旁構建木塔。他的右翼獲得武爾圖努斯河的掩護，為了確保營地的安全，用尖銳的木樁做成防壁，四周環繞著大車，把車輪埋在土地裡。他急切等待著洛泰爾率軍前來援助。唉呀！真是無知！他的兄弟不會再來。首領和他的軍隊感染了一場奇怪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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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是在貝納庫斯湖的岸邊，位於特倫特和維羅納之間。納爾塞斯的旗幟出現在武爾圖努斯河，全意大利都用焦急的眼光注視這場最後的決鬥。羅馬主將最顯著的長處，是面對混亂和喧囂的場面能夠沉著應戰。他運用巧妙的戰術行動切斷蠻族的補給線，使敵人喪失據有橋樑與河流的有利態勢，掌握對手的狀況，在自己選擇的地點和時間發起作戰行動。

在這個重要日子的早晨，列陣的部署已經完成，有一個僕傭因細故被主人殺死，主人是赫魯利人的首領之一，激起納爾塞斯主持正義的決心，他將這名罪犯召喚到自己面前，也不聽其申辯，就下令執法人員將其處死。要是殘酷的主人沒有違犯本族的法條，這種過於武斷的判決，不僅很難算是公正的行為，就當前的狀況也不夠謹慎。赫魯利人感到他們的尊嚴受到冒犯，全部停了下來，不再前進，但是羅馬的主將並沒有安撫赫魯利人的憤怒，也不期望他們有所解釋，只是大聲地叫喊，號角已經響起，要趕快在戰鬥的位置上就位，否則就會失去勝利的榮譽。

他的部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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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布成一列很長的正面陣列，騎兵部署在兩翼，中間是重裝步兵，投石手和弓箭手位於後面一線。日耳曼人前進時使用三角形或楔形的攻堅縱隊，他們突穿納爾塞斯兵力薄弱的中央位置。這時納爾塞斯帶著笑容讓對方陷入羅網之中，指揮兩翼的騎兵逐漸轉向敵軍的側背，然後從後方形成包圍。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隊伍由步兵組成，每個人有一支長劍和圓盾掛在身側，攻擊時使用的武器是沉重的戰斧和帶鉤的標槍，只能在肉搏戰鬥和近距離作戰中發揮懾人的威力。羅馬弓箭手的精英騎著馬，身著全副鎧甲，毫無漏洞，他們繞著運轉遲鈍的方陣伺機進襲，運用快速的行動來彌補數量之不足，彎弓對準擠在一起的蠻族發射，這些蠻族沒有穿戴胸甲和頭盔，只有一件皮毛或亞麻的寬鬆長袍。他們現在感到躊躇不前而且惶恐不安，最後整個陣列大亂。就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赫魯利人感到榮譽還是比報復來得重要，用雷霆萬鈞之勢衝向敵軍縱隊的先頭。他們的首領辛巴爾(Sindbal)和哥特君王阿利金，可以獲得最英勇的獎勵。無畏的榜樣激起勝利部隊的傚法，他們開始用劍和長矛去消滅敵軍。

布塞林和他的大部分軍隊不是陣亡在戰地，就是淹死在武爾圖努斯河中，再不然就死在憤怒的農民手裡，而且有一種很難置信的說法：只有5個阿勒曼尼人逃得性命，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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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的代價是損失80名羅馬人。7000名倖存的哥特人防守坎普沙城堡，一直到次年(555 A.D.)的春天為止。納爾塞斯的信使每次宣佈意大利城市的光復，無知或虛榮的希臘人都會將名字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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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卡西利努姆會戰之後，納爾塞斯進入首都，將哥特人、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兵器和財寶展示給大家觀賞，他的士兵手裡拿著花環，發出讚美征服者的頌歌，羅馬最後一次看到類似凱旋式的活動。

在統治60年以後，哥特人的寶座上坐著拉文納的太守，不論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他們都是羅馬皇帝的代表。他們的司法裁判權很快受到抑制，只限於很狹小的一個行省。然而納爾塞斯是第一任太守，被授予的權力也無人可與比擬，管轄的時間長達15年之久(554—568 A.D.)，涵蓋整個意大利王國。就像貝利薩留一樣，他獲得的榮譽有資格受到猜忌、誹謗和中傷，但是受寵的宦官仍然享有查士丁尼的信任。或不妨這麼說，怯懦的宮廷要是做出忘恩負義的行動，勝利軍隊的首長有嚇阻和制裁的力量。納爾塞斯能讓軍隊忠心聽命，而不是靠著軟弱而有害的姑息和放縱。過去已不堪回首，對未來又漠不關心，大家只有縱情於今日的和平與繁榮。意大利的城市迴響著花天酒地的喧囂聲，勝利所奪取的財物和獎賞全浪費在聲色之娛上，除了沒有把盾牌和頭盔拿來換取柔美的魯特琴聲和大桶烈酒以外，其他的一切全都花得一乾二淨(這是阿戈西阿斯的說法)。宦官發表義正詞嚴的演說，有點像羅馬監察官的氣勢，指責這些風紀蕩然的惡行，會玷污軍隊的名聲，危及社會的安全。士兵感到羞愧，表示願意聽從他的命令，加強軍隊的紀律，重新整建工事碉堡，每個重要城市都設置一位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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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防務和軍事指揮。納爾塞斯的督導從卡拉布裡亞到阿爾卑斯山，遍及所有重大的工作和事務。

哥特民族的剩餘人員已經撤離這個國家，或者與當地民眾融合在一起。法蘭克人對布塞林之死沒有採取報復行動，也失去了奮鬥的勇氣，放棄了他們征服的成果。赫魯利人首領辛巴爾的叛變被平定，執法如山的太守將他吊死在高聳的絞架上示眾。

皇帝在教皇的要求之下頒布《國是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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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受到長時期暴風雨的侵襲之後，終於可以平靜下來。查士丁尼將他的法律體係引入西方的學校和法庭，同意狄奧多西及之後諸帝所核定的法案，但是在托提拉統治下，受到強迫而運作或基於畏懼而批准的行為，全部被判定為無效，遭到廢止。對於人民的財產權和安全規範，國家的徵稅和人民的貧窮，罪犯的赦免和社會的秩序，這些必然的衝突所產生的問題，政府運用寬大而溫和的政策來加以調解和撫慰。

太守坐鎮在拉文納，羅馬淪為第二等的都市，然而元老院的議員感到滿意，因為獲準可以去巡視他們在意大利的產業，在君士坦丁堡他們如果想接近君王的寶座也不會受到阻止。規定度量衡這一工作被授權給教皇和元老院，律師、醫生、演說家和文法學家的薪資都已律定，在古老的都城可以保存或振興學術之光。查士丁尼可能頒布了仁慈的詔書，納爾塞斯也可能用整建城市特別是教堂來達成他的意願。然而國王權力的最大效果還是破壞和毀滅，20年哥特戰爭的成果是意大利的災難不斷和人口銳減。早在第四次戰役時，在貝利薩留的紀律之下，僅是皮瑟努姆狹小的地區就有5萬勞工死於饑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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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嚴格解讀普羅科皮烏斯提出的證據，意大利整個的損失已超過現有居民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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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保加利亞人對東部的入寇和貝利薩留的勝利(559 A.D.)

我只能希望而不敢斷言，貝利薩留對於納爾塞斯的勝利會感到高興。但對他自己的功績的深刻體會也許會讓他毫無妒意地讚賞一位競爭對手的才能。年長的武士發揮處變不驚的作風，贏得最後的勝利，拯救了皇帝和首都的安全。蠻族每年都要入侵歐洲的行省，偶然遭受幾次挫敗難免打擊士氣，但還是會受到劫掠和賞賜的雙重誘惑。查士丁尼統治第32個年頭的冬天，多瑙河全部凍結。扎伯甘率領保加利亞人的騎兵大舉出動，烏合之眾的斯拉夫人也聚集在他的旗幟之下。蠻族的領袖勢如破竹，越過大河與山區，部隊散佈在馬其頓和色雷斯境內，不到7000人馬直趨邊牆，這道防線用來保衛君士坦丁堡地區。然而人為的工程無法抗拒大自然的威力，最近發生的地震動搖了邊牆的基礎。帝國的軍隊被派往阿非利加、意大利和波斯遙遠的邊境，國內的守備部隊共有7個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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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增加到5500人，通常的駐地是亞洲一些平靜無事的城市。但原來由英勇的亞美尼亞人擔任的位置，現在用懶惰的市民取代，他們花錢買到國民應盡的義務，而又不必擔心軍中服役的危險。像這樣的士兵很少有人會願意離城出擊，更無法說服他們隨著隊伍進入戰場，除非這樣做能夠很快避開保加利亞人。逃兵的報告誇大了敵軍的數量和凶狠，說他們到處強暴純潔的處女，把初生的嬰兒拿來餵狗和兀鷹。成群的農人懇求食物和保護，更增加了都城的恐慌和驚懼。扎伯甘的帳篷紮營在距離2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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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一條小河的岸邊，這條河繞著梅蘭西阿斯流過，最後注入普洛蓬提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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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士丁尼害怕得渾身戰慄，有些人只見過年高體衰的皇帝，會認為他「喪失」了年輕時的敏捷與活力。對於鄰近地區以及君士坦丁堡郊區的教堂，他下令搜繳所有的金銀器具。城牆的防壁上用面無人色的旁觀者來列陣充數，金門裡面擠滿一無是處的將領和護民官，元老院的議員也像民眾那樣勞累不堪而又肝膽俱裂。

君王和民眾全部將目光投注於一位年邁體衰的老兵，他曾經進軍迦太基和防衛羅馬，現在為了解救公眾的危險又再度披掛上陣。無論是御廄、私人還是賽車場的馬匹全部被匆忙集中起來，市民無分年齡全被貝利薩留的名聲激起爭勝的熱情，他的第一個營地位於獲勝敵軍的當面。他的用兵極為審慎，加上友善農人的協助，先挖好塹壕築成防壁，使部隊在夜間能夠安全地休息。他以無數燈火以及飛揚的塵土，來誇大自己的實力欺騙敵軍。他的士兵突然從絕望之中奮起，表現出狂妄的氣勢，1萬個聲音在呼喊要求出戰。這時只有貝利薩留非常清楚，在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他能依靠的只有300名艱苦卓絕的資深老兵。次日早晨，保加利亞人的騎兵發起衝鋒。他們聽到群眾的吶喊，看到對面閃亮的武器和紀律森嚴的列陣，兩支伏兵衝出樹林對他們的側翼發起攻擊，最前列的武士被這位老英雄和他的衛士砍倒在地。在羅馬人接近戰鬥和快速追擊之下，他們剽悍如風的動作完全喪失了作用。

在這次作戰行動(逃走速度極快)之中，保加利亞人不過損失400人馬，但是君士坦丁堡得到拯救。扎伯甘感到這位主將不好欺侮，只有撤到相當距離之外。不過他在皇帝的國務會議中還有很多朋友，何況查士丁尼出於嫉妒之心，貝利薩留只有聽從命令，放棄解救國家於倒懸的責任。等他回到城市，人民認為危險並未消失，對他的凱旋發出感恩的歡呼，後來反而成為打勝仗將領的一項罪名。當他進入皇宮時，廷臣全都沉默無語，皇帝給予他冷淡的擁抱，毫無感激之意，就叫他退到臣民的隊列裡。然而貝利薩留的光榮戰績，在人們的心目中仍舊保留著深刻的印象，使得查士丁尼在77歲的高齡，還要鼓起勇氣離開首都，前往40英里以外的地方，親自視察重新修復的邊牆。保加利亞人在色雷斯平原浪費了整個夏季，在極為倉促的狀況下攻擊希臘人，導致在切森尼蘇斯的失利，現在一心想要求和。扎伯甘威脅要殺死俘虜，很快獲得一大筆贖金，聽到消息說羅馬人在多瑙河建造了有兩個撞頭的船隻，用來阻止他渡河，於是急著趕回去。危機很快被人遺忘，只留下一個不敬的問題——君主的表現究竟是明智還是軟弱——用來打發市民無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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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貝利薩留在晚年遭到的羞辱和最後的死亡(561—565 A.D.)

大約在貝利薩留獲得最後勝利的2年之後，皇帝為了健康、政務或是朝聖，到色雷斯旅行一趟後回來。查士丁尼感到頭部疼痛，私下從郊區進城，因此傳出死亡的謠言。那天還未到第三時刻，烘烤店的麵包就已搶購一空，住戶的大門緊閉，所有市民帶著希望或恐懼，面臨即將到來的騷亂。元老院的議員全都惶恐不安，在第九時刻舉行會議，郡守接到指示，巡視全城各個重要的地點，向民眾公開宣佈皇帝的健康已經恢復。騷動平息下來，但無論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都會顯現出政府的蹣跚無能和民眾的派系傾軋。守備部隊只要聽到調防或是不發軍餉就會嘩變，經常發生的火災和地震成為動亂的起因，藍黨和綠黨以及正統教派和異端邪說的鬥爭釀成流血的慘劇。查士丁尼在波斯使臣的面前，為自己和臣民的行為感到羞愧。反覆的赦免和任性的懲罰使人民忍受這位皇帝長期統治的煩擾和痛苦。

一場叛亂的陰謀正在皇宮中醞釀，我們不要因為出現馬塞盧斯和塞爾吉烏斯的名字而產生誤會，事實上廷臣無論賢與不肖全都涉及其中。他們已經決定舉事的日期，每人都有資格參與皇家的宴會，在前廳和柱廊安排黑人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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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可以宣佈暴君的死訊，趁機在首都引發一場叛變。有個同謀一時疏忽，使查士丁尼可憐的統治苟延殘喘了幾天。陰謀分子被查獲後立即加以逮捕，他們的衣袍裡都暗藏著匕首。馬塞盧斯自殺而死，塞爾吉烏斯從教堂的聖所被拖走。他出於悔恨或是妄想獲得一線生機，供出了貝利薩留的兩名家臣。在嚴刑拷問之下，他們承認全聽庇主在暗中的命令行事。後代子孫不會貿然相信，一位英雄人物正當盛年時，不屑於運用最好的機會滿足野心和報復，卻會忍受羞辱的名聲去謀害君主，何況自己也將不久於人世。他的手下人員心焦如焚，想趕緊逃走，但是亡命只會坐實叛亂的罪行，他叨天之幸，已享有悠長的壽命和光輝的榮譽。

貝利薩留出現在審訊團的前面(公元563年12月5日)，懷著憤怒之情而不是恐懼，在為皇帝賣命40年之後，竟在證據不足的狀況下判決他的罪行，不公正的審判因教長的在場和授權獲得批准。為示寬大，貝利薩留的生命得到寬恕，但財產籍沒入官。從12月到次年7月，他都被當成囚犯監禁在自己的府邸裡，最後還是承認了他的清白無辜，恢復了他的自由和榮譽。憤恨和悲傷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在獲得釋放以後過了8個月，他終於離開人世(公元565年3月13日)。貝利薩留的名聲不朽，看起來憑著那麼多功勳，可以當之無愧舉行葬禮、豎立紀念碑和雕像，但就我所知，他的財富及從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獲得的戰利品，全部被皇帝奪走。不過，皇帝還留下相當多的錢財供應遺孀的生活。安東妮娜應懺悔之事不可勝數，就把餘生和財產奉獻給一所修道院。以上簡單真實地敘述了貝利薩留的敗亡沒落和查士丁尼的忘恩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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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他被剜去雙目，出於怨恨只有乞討維生：「行行好！給貝利薩留這位將領一個大子吧！」
[439]

 這是後來的杜撰，可以作為人世變遷無常的活生生範例，頗能獲得好評和喜愛。
[440]




 十一、查士丁尼的崩殂及其性格和統治的蓋棺定論(565 A.D.)

皇帝要是因貝利薩留的死亡而感到欣慰，那麼在他38年的統治和83年的壽命之中，也不過享受到8個月最卑鄙的樂趣而已(公元565年11月14日)。這位君主在他所處的時代並非光彩耀目的人物，要想弄清楚他的性格和為人實在很困難，但是一名仇敵的敘述，也許可以被看作他的德行最可靠的證據。有人惡意中傷，說查士丁尼肖似圖密善的胸像
[441]

 ，不過，他們倒是同樣有勻稱的身材、紅潤的氣色以及和藹的面容。他是一位平易近人、耐心受教、談吐高雅、態度親切的皇帝，也是一位能控制憤怒情緒的主子，這種憤怒可以在專制君王的心胸激起暴虐的行為。普羅科皮烏斯讚揚他的脾氣，是為了譴責他不動聲色和謀定而動的殘酷。

更為坦率的批評者會認同查士丁尼的公正，稱許他的寬厚，而不是藉著陰謀事件對他的權威和人身加以攻擊。他的純潔和節欲的個人操守真是無人能及，他那愛美的天性比起對狄奧多拉的夫妻之情，倒是不會帶來更大的遺毒；他對清淡飲食的節製出於僧侶的迷信，而不是哲學家的智慧；他的用餐時間很短而且極為節儉，在舉行嚴肅慶典的齋戒期間，僅進飲水和蔬菜。他的精力旺盛而且充滿幹勁，經常連著兩天兩夜不進食物；他對睡眠的控制也十分嚴格，休息一個時辰以後就會自動醒來，開始走動或進修直到天明，使他的寢宮總管大為驚愕。這種毫不鬆懈的起居生活使他得到更多時間，用於尋求知識
[442]

 和處理政務。但過分的瑣碎以及反常的勤奮，也使得政府的正常運作受到干擾，他在這方面應受到指責。

皇帝把自己看成音樂家、建築師、詩人和哲學家，也是律師和神學家，即使調停基督教各派系的工作未獲得成功，羅馬法的整理匯總也使他的精神和勤勉獲得最高貴的紀念碑。他在帝國的政府中不是那樣的精明，也沒有多大的成就。那個時代非常不幸，人民受到壓迫心懷不滿，狄奧多拉濫用權勢，任命的大臣多是平庸貪婪之輩，使他蒙上無知人之明的譏諷。查士丁尼生前不受人民愛戴，死後無人哀悼。追求名聲是深植於他內心的目標，然而貧瘠的野心只能屈從於空洞的頭銜、地位和當代人士的讚揚。他努力想要獲得羅馬人的稱頌，卻喪失了他們對他的尊敬和愛戴。阿非利加和意大利戰爭的規劃大膽，又能貫徹執行，他靠著驚人的洞察力從軍營中拔擢貝利薩留，從皇宮裡發現納爾塞斯並加以任用，但是皇帝的名聲為兩位勝利的將領所掩蓋。貝利薩留活得夠久，使君王被斥為嫉賢妒才和忘恩負義。

人類總是偏愛征服者的天才，讚譽他領導臣民進行武力的鬥爭。腓力二世和查士丁尼最為人所知的特點，是他們都懷著一顆喜愛戰爭的冷酷野心，而又要規避戰陣的殺身危險。然而，在聖索菲亞大教堂前面的廣場，有7級台階的石座和銅柱上安放著一尊紀念物，那是一座巨大的青銅騎馬雕像，皇帝穿上阿喀琉斯的服裝和鎧甲，表現出準備向著波斯進軍的雄姿。原來放著7400磅白銀鑄成的狄奧多西紀念柱，被貪婪而虛榮的查士丁尼移開。後來的君王對待他的美名比較公正，也可以說是更加寬容一些。在14世紀初葉，安德洛尼庫斯二世重新整修美化了他的騎馬銅像，等到帝國滅亡以後，被勝利的土耳其人熔化作為炮彈。


 十二、羅馬帝國遭受彗星、地震和瘟疫的天災人禍(531—594 A.D.)

我要用彗星、地震和瘟疫來結束這一章，過去這些災難曾給查士丁尼時代帶來驚慌和痛苦。


 (一)彗星

查士丁尼在位第五年，9月裡有20多天，可以看到一顆彗星
[443]

 出現在西部的天空，尾巴的光芒射向北方。過了8年，太陽進入摩羯座，又有一顆彗星出現在人馬座附近，亮度逐漸增加，頭朝東，尾部對著西方，接連有40多天清晰可見。看到的民族驚慌失措，害怕產生不好的影響帶來戰爭和災禍，然而這些預兆全部實現了。天文學家不明瞭這顆閃亮星體的性質，但是也不願承認他們的無知，勉強解釋為天空中飄浮的流星。他們之中很少人能具有塞涅卡和迦勒底人那種極為簡明的概念，說它們都是運動週期更長而且運動軌道更偏的行星。
[444]



時間和科學證明羅馬哲人的臆測和預言正確無誤，天文學家用望遠鏡打開了更為廣闊的新世界
[445]

 ，在歷史和神話的狹窄空間之內，發現同一顆彗星每575年就重訪地球一次，共有7次之多。

第一次
[446]

 是基督紀元前1767年，與希臘古文明之父奧基吉斯
[447]

 是同一個時代。這次的出現可以用來解釋瓦羅保存下來的傳說，在奧基吉斯的統治之下，金星竟然改變了它的顏色、體積、形狀和運動的行徑。不論是過去還是後續的時代，都沒有發生過這種奇特的現象。
[448]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193年，金牛座第七顆星埃勒克特拉
[449]

 的神話故事中隱約提到，從特洛伊戰爭以後這星座減少到只有6顆星。達爾達努斯的妻子就是上述的山林女神，無法忍受家園的毀滅，拋棄與姐姐共舞的軌道，從黃道逃到北極，披散著長髮，獲得彗星的名字。

第三次出現是公元前618年即將結束之際，正好是居魯士統治的前兩代，時間與西比爾預言極為可怖的彗星相吻合，普林尼也曾提到它在西方升起。

第四次是基督出生前44年，比起以前幾次更為耀目而且重要。愷撒逝世以後，年輕的屋大維為了紀念維納斯和他的舅公而舉行各種競賽活動時，在羅馬以及其他的地區都看到了這顆發亮的長髮星，民間傳聞說是它將獨裁官的英靈送上天堂，使得這位孝順的政治家感到極為受用，衷心表示讚許和肯定，還抱著迷信的念頭，把彗星看成他那個時代的光榮。
[450]



第五次來臨時間，前面提到是查士丁尼統治的第五年，也是基督紀元531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與前面那次相同，雖然相隔的時間較長，但是隨著彗星的到來，太陽變得暗淡許多。

第六次的回歸是在公元1106年，歐洲和中國的編年史都有記載，正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狂熱時期，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可能都懷著相同的信念，預言不信神的人會遭到毀滅。

第七次是公元1680年所發生的現象，正值啟蒙時代。
[451]

 貝爾的學說驅除了彌爾頓的繆斯用來修飾文學的愚昧觀點，彌爾頓認為彗星「用可怕的長髮散佈瘟疫和戰爭」
[452]

 。弗拉姆斯特德和卡西尼用奇妙的技術，觀察到彗星在天空行經的軌道，伯努利、牛頓和哈雷運用數學的計算，徹底明瞭彗星運轉的規律。

第八次將是在公元2355年，他們的計算也許會被位於西伯利亞或美洲的曠野中的未來首都的天文學家證實。


 (二)地震

一顆彗星在我們所居的地球附近掠過，可能會造成損害甚或帶來毀滅，但是火山和地震的作用卻使地球表面一直不斷產生變化。地區的土壤性質可能顯示這片國土受到巨大衝擊的狀況，是地下火的燃燒所引起，鐵和硫的結合和催化所形成，發作的時間和效果並非人類的知識所能預測。哲學家計算出可燃物質在暗中滲出的水滴，測量到地下石窟抗拒封閉氣體的爆炸所增加的容積，才肯預報地震的發生時間。歷史的記載並沒有指出原因，而是將這種災難事件依據發生的繁疏劃分為若干時期，並且我們注意到，在查士丁尼統治期間，地球的熱力作用表現得格外強烈。每年一再發生地震，時間非常長，君士坦丁堡有次餘震延續了40多天，範圍非常廣，震動遍及全世界的地表，至少已經涵蓋整個羅馬帝國。人們感覺到推撞或搖擺的運動，地面產生廣闊的裂縫，龐大無比的物體被拋向天空，海洋的漲落超過正常的幅度，有一道山嶺從利巴努斯撕裂開來
[453]

 ，整個倒在浪濤之中，成為防波堤，保護腓尼基的波特裡斯新港口。
[454]

 地震使蟻丘動搖，造成致命的打擊，數以萬計的昆蟲隨之化為灰塵。然而事實使大家不得不承認，人類一直在努力毀滅自己。巨大城市的架構將整個民族限制在城牆之內，幾乎實現了卡利古拉的意願，就是羅馬人同舟一命，生死與共。

據說安條克的一次地震(公元526年5月20日)使25萬人喪生，那天正好是耶穌升天節，擁入大批來客。貝裡圖斯
[455]

 的損失較小，但是影響深遠(公元551年7月9日)。位於腓尼基海岸的這個城市以民法的研究知名於世，這些研究會打開了財富和地位的青雲之路。貝裡圖斯的學院充滿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很多死於地震的青年，可能是國家的酷虐之鞭或棟樑之材。建築師在這些災難中成為人類的仇敵。蠻族的木屋或阿拉伯人的帳篷倒塌以後，不會傷人。秘魯人大可嘲笑西班牙征服者的愚蠢，竟然花費不計其數的財物和勞力來為自己興建墳墓。有位大公被富麗堂皇的大理石砸在頭上，全城民眾葬身在公共和私人建築物的廢墟之中，一座大城生活和製造所需的爐火，失去控制以後蔓延開來，成為烈焰沖天的火災。人們無法從對彼此的同情中得到安慰和幫助，反而痛苦地體驗到不再懼怕懲罰的惡行和激情。大膽的貪婪之徒搶劫搖搖欲墜的房屋，報復行動也抓住這一最好的時機挑選合適的對象進行，殺人的兇手和強姦的暴徒正在犯罪時被大地吞噬。迷信的思想為當前的危險增加了無形的恐懼；若說是死亡的陰影偶爾會使人產生行善和懺悔之心，那麼一群處於恐懼中的民眾則會強烈地感受到世界末日的來臨，以更虔誠的心情、俯伏在地乞求報復的神明停息無情的憤怒。


 (三)黑死病

不論哪個時代，全都指責埃及和埃塞俄比亞是瘟疫的淵藪和溫床。在潮濕、炎熱和停滯的空氣裡，這種阿非利加熱病從腐爛的動物屍體中產生，特別是遮天掩日的蝗蟲，在死後與生前一樣危害人類。在查士丁尼和繼承人所處的時代，致命的黑死病幾乎要滅絕地球上的人類，最先出現在佩魯西烏姆及其鄰近地區(542 A.D.)，位於塞爾波尼亞沼澤和尼羅河東水道之間。從那裡分為兩條路線，向東經過敘利亞、波斯到印度；向西沿著阿非利加海岸，深入歐洲大陸。第二年春天，有三四個月的時間，君士坦丁堡受到瘟疫的侵襲。

普羅科皮烏斯用醫生的眼光
[456]

 ，觀察發病的進展和症狀，比起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的瘟疫，就手法和勤奮而言毫不遜色。患者宣稱有時會出現精神錯亂的幻覺，聽到一個看不見的幽靈在大聲威脅，或感覺到它在觸摸自己，立刻成為完全絕望的犧牲者。但通常多數人在家裡的床上、大街上或是工作的地方，忽然感到微微發熱，徵候是那樣的輕微，從患者的脈搏和氣色無法察知即將臨頭的大禍。第一天、第二天或第三天，腺體，特別是鼠蹊、腋下和耳後的淋巴腺的腫大，等於傳出噩耗。等到橫痃或腫塊裂開，可以看到豆粒大的煤炭或黑色的物質。要是繼續發腫就會成為膿瘡，如果還可以排除體液內的病毒，病人就有得救的機會；如果始終堅硬而又乾燥，馬上會形成壞疽，患者一般會在第五天去世。熱病的發作通常伴隨著昏睡或囈語，只要身體滿佈黑色的膿包或疔瘡，就是即將死亡的徵候；要是體質太弱無法出疹，出血後內臟會隨之腐爛。懷孕的婦女染上黑死病是致命之症，卻有一個嬰兒活著從死去媽媽的體內被接生出來，還有三個母親在失去染病的胎兒以後保住了性命。年輕人得病的機會最大，女性不像男性那樣容易感染。不論人的地位還是職業，瘟疫一視同仁痛下毒手，倖存者當中有很多人喪失了語言的能力，等到瘟疫再次蔓延，也不保證可以獲得豁免。
[457]



君士坦丁堡的醫生重視醫德，技術高超，但是這種疾病症狀複雜，來勢洶洶，使得他們無能為力。同樣的治療程序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症狀變化不定，根本不能診斷病人是會死亡還是康復。葬禮的安排和墓地的使用全部是一片混亂，那些身後沒有朋友和僕人的死者，他們的屍體暴露街頭無人掩埋，或是留在空無一人的家中。有一位官員負責收攏四處零亂堆積的死屍，從陸路或水路運往離城市很遠的地點深埋起來。最邪惡的壞人看到面臨的危險和悲慘的景況，想起自己的行事也難免會產生悔恨之心，但一等到健康恢復還是會故態復萌。普羅科皮烏斯認為有些人特別受到命運或上天的照顧，就哲學的理念來說應該反駁這種說法。難道他忘記查士丁尼本人也感染了黑死病？事實上他心裡也許記得很清楚，然而皇帝的飲食很清淡，生活有節制，如同蘇格拉底所遭遇的狀況，有更為充分的道理能夠康復。
[458]

 在他生病期間，市民的習慣上也顯示出公眾的驚慌，怠惰和沮喪使東部的都城出現蕭索的氣象。

傳染是黑死病不可分割的特性，只要有人接近患者，病毒就能藉著共同呼吸的空氣進入肺或胃中。雖然哲學家不僅相信而且大為震驚，但是奇怪的是，最容易為想像中的恐懼所制服的人群，在遇到真正的危險時卻能坦然接受，毫不在意。
[459]

 普羅科皮烏斯的市民同胞，獲得時間短暫而且並不完整的經驗，以為即使與患者親密交談，也不會產生傳染的危險。
[460]

 這種信念可能支撐了很多辛勞照顧病人的朋友和醫生，否則，毫無人性的審慎心理將使患者陷於孤獨和絕望之中。突厥人的宿命論產生了致命的安全感，必定使傳染病的蔓延狀況更為嚴重。對於能使歐洲獲得安全的有效預防措施，查士丁尼的政府完全不清楚，對於羅馬各行省之間頻仍的自由來往，並沒有加以限制。從波斯到法蘭西，戰爭和遷移使各民族混雜在一起，很容易受到感染。瘟疫的氣息可以埋藏在一包棉花裡歷時多年，通過貿易的不當行為，被運送到遙遠的地區。

按照普羅科皮烏斯的論點，瘟疫的傳播方式是從海岸到內陸，最後才進入偏僻的島嶼和山區。那些逃過第一次瘋狂侵襲的區域，在下一年最容易受到傳染。風可能會散佈這些細微的毒素，不過除非大氣的狀況適合瘟疫的留存，否則只要進入地球的寒帶和溫帶就會自動滅絕。可能是空氣的污染非常嚴重，查士丁尼在位第15年的瘟疫暴發，始終沒有因季節的改變有所和緩或中止。最後，初期那種凶險的局面逐漸化解和消散，疫情交替平息和發作，直到經歷52年憂患歲月之後，人類終於恢復了健康，空氣還原到純淨和清新的性質。沒有保留任何資料和數據，可以用來計算或推測這次大災難的喪生人數。我只知道君士坦丁堡在3個月內，每天死亡5000人，後來又增加到1萬人，東部有很多城市留下一片廢墟，意大利一些地區的作物和葡萄全在田里腐爛。戰爭、瘟疫和饑饉這三重災禍同時打擊查士丁尼的臣民，人口的數量明顯減少，使他的統治大為失色，狀況嚴重，地球上最美好的地區有些至今還沒有完全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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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名表

Abrahah 亞伯拉哈

Abraham 亞伯拉罕

Abydus 阿比杜斯

Acacius 阿卡修斯

Achilles 阿喀琉斯

Achin 阿欽海岬

Adonis 阿竇尼

Adrastus 阿德拉斯圖斯

Adrianople 哈德良堡

Adrumetum 阿德魯梅圖姆

Adulis 阿杜利斯海港

Aegates 伊加特斯

Aelian 伊利安人

Aemilius 埃米利烏斯

Aeneas 埃涅阿斯

Aeschines 埃斯基涅斯

Aesculapius 阿斯科勒庇俄斯

Aestians 埃斯提安人

Afer 阿非利加人

Africanus 阿非利加努斯

Agamemnon 阿伽門農

Agathias 阿戈西阿斯

Agostino 阿戈斯蒂諾

Agro Calventiano 阿格羅·卡爾文提阿諾

Aimoin 艾莫因

Alani 阿蘭人

Alaric 阿拉裡克

Alba 阿爾巴

Albano 阿爾巴諾

Albanum 阿爾巴努姆

Albinus 阿爾比努斯

Alboin 阿爾波因

Alciat 阿爾西阿特

Alemanni 阿勒曼尼人

Alemannus 阿勒曼努斯

Aleppo 阿勒頗

Alfred the Great 阿爾弗雷德大帝

Aligern 阿利金

Almondar 阿爾蒙達爾

Altai 阿爾泰

Alvarez 阿爾瓦雷茲

Amalafrida 阿馬拉弗麗達公主

Amalaric 阿馬拉裡克

Amalasontha 阿馬拉桑夏

Amali 阿馬利

Amantius 阿曼提烏斯

Ambracia 安布拉基亞

Amida 阿米達

Ammatas 阿馬塔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斯

Ammon 阿蒙海岬

Anastasia 安娜斯塔西婭

Anastasius 阿納斯塔修斯

Anatolius 安納托利烏斯

Anchialus 安基阿盧斯

Ancona 安科納

Anecdotes 《秘史》

Anician 安尼西安

Annona 「阿諾納」

Anses 安塞斯

Antalas 安塔拉斯

Antes 安特人

Anthemius 安特彌烏斯

Anticus 安提庫斯人

Antinopolis 安提諾波裡斯

Antonina 安東妮娜

Apamea 阿帕美亞

Apollodorus 阿波羅多魯斯

Appian of Alexandria 阿庇安

Appii 阿皮伊廣場

Apsarus 阿帕薩蘇斯

Apulia 阿普利亞

Aquileia 阿奎萊亞

Arabia Faelix 阿拉伯·菲利克斯

Aradus 阿拉杜斯

Aratus 阿拉圖斯

Archaeopolis 阿基奧波裡斯

Archimedes 阿基米德

Ardennes 阿登山地

Areobindus 阿雷賓杜斯

Arethas 阿里薩斯

Argos 阿爾戈斯

Ariadne 亞歷阿迪妮

Arian 阿里烏斯教義

Arles 阿爾勒

Arpi 阿皮地區

Arrian Flavius Arrianus 阿里安

Arsaces 阿薩息斯

Arsacides 阿爾薩西德斯

Artaban 阿爾塔班

Artabazus 阿爾塔巴祖斯

Artasires 阿爾塔西雷斯

Artaxerxes 阿爾達希爾

Asbad 阿斯巴德

Asinaria 阿辛納裡亞門

Aspar 阿斯帕爾

Assyria 亞述

Assyrians 亞述人

Athalaric 阿薩拉裡克

Athanasius 阿塔納修斯

Atlas 阿特拉斯山

Attila 阿提拉

Atyras 阿提拉斯河

Audefleda 奧德弗麗達

Augsburgh 奧格斯堡

Auranitis 奧蘭奈提斯

Auras 奧拉斯山

Aurasius 奧拉修斯

aurei 奧瑞(單位)

Aurelian 奧勒良

auspices 飛鳥占卜法

Austrasia 奧斯特拉西亞

Auximum 奧克西姆

Aventine 阿芬丁丘

Axume 阿克蘇美

Axumites 阿克修米特人

Azoph 亞速夫海峽

Babylonia 巴比倫尼亞

Bactria 巴克特裡亞

Bactriana 巴克特裡亞納

Baiae 巴亞宜

Bailly 貝利

Banduri Anselme 班杜裡

Barbalissus 巴巴利蘇斯

Barbaria 巴巴裡亞

Barberini 巴貝裡尼

Baronius Caesar 巴羅尼烏斯

Barthelemy Jean Jacques abbe de 巴多羅買

Basilica Julii 朱利艾大會堂

Basiliscus 巴西利斯庫斯

Basilius 巴西利烏斯

Basnage Henri sieur de Beauval 巴納熱

Bastia 巴斯提亞

Bavaria 巴伐利亞

Bayle 貝爾

Bederiana 貝德裡阿納

Bedoweens 貝都因人

beglerbeg 大行政區

Belgic 貝爾京

Belgrade 貝爾格萊德

Belisaire　貝利薩爾

Belisarius 貝利薩留

Benacus 貝納庫斯湖

Benedict XIV 教皇本篤十四世

Beneventum 貝內文圖姆

Bereberes 柏柏爾人

Berimund 貝裡蒙德

Bermudez 貝爾穆德茲

Bern 伯恩

Bernoulli 伯努利

Beroia 培羅耶

Berrhoea 貝雷亞

Bertezena 阿史那土門

Berytus 貝裡圖斯

Bessas 貝薩斯

Bigleniza 比格萊尼札

Bithynia 比提尼亞

Bochara 波卡拉

Boethius 波伊西烏斯

Bologna 博洛尼亞

Bolsena 博爾塞納湖

Borghese 波格斯莊園

Borysthenes 波裡斯提尼斯河

Botrys 波特裡斯

Brachodes 布拉卓德斯

Brandenburgh 勃蘭登堡

Brenta 布倫塔河

Brincas 布林卡斯

Brixia 布裡克西亞

Brosses 布洛西斯

Bruttium 布魯提烏姆

Brutus 布魯圖斯

Buat 比亞

Buccelin 布塞林

Buffon 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布豐

Bulgarians 保加利亞人

Bulla 布拉

Burgundians 勃艮第人

Busbequius Augerius Gisleniu 布斯比奎斯

Busta Gallorum 巴斯塔·加洛魯姆

Buzes 布澤斯

Byzacium 拜占修姆

Cabades 卡巴德斯

Cabul 卡布爾

Caesarea 愷撒裡亞

Caesariana 凱撒裡納莊園

Caesarius 愷撒裡烏斯

Caf 卡夫山

Caffa 卡法

Cagli 卡利

Cagliari 卡利亞里

Cain 該隱

Calabria 卡拉布裡亞

Caled 卡勒德

Caligula 卡利古拉

Calmucks 卡爾梅克人

Calydonia 卡利多尼亞

Calypso 卡利普索島

Camarina 卡馬裡納

Camillo Pellegrini 卡米洛·佩利格裡尼

Campania 坎帕尼亞地區

Campsa 坎普沙城堡

Cananaeans 卡納尼亞人

Candish 康迪什

Capaudia 卡保底亞

Cape Comorin 科摩林角

Capena 卡皮納門

Capitoline 卡皮托山丘

Capraia 卡普拉雅

Caput Vada 卡普特·瓦達海岬

Caracalla 卡拉卡拉

Carnuntum 卡農圖姆

Carystian 卡裡斯提亞

Casilinum 卡西利努姆

Cassini 卡西尼

Cassiodorius 卡西多里烏斯

Cassius Dion Cocceianus 迪翁·卡修斯

Castor 卡斯特

Catana 卡塔納

Cato 加圖

Caucana 卡納港

Cedrenus 得錫德雷努斯

Cellarius Christopherus 塞拉裡烏斯

Celtic 凱爾特

Centumcellae 森圖姆塞利

Ceos 開俄斯

Cesena 切塞納

Cethegus 塞特古斯

Ceuta 休達

Chalcis 卡爾基斯

Chaldaeans 迦勒底人

Chalybians 卡利比亞人

Chardin Jean 夏爾丹

Charlemagne 查理曼

Chartularius 查圖拉裡烏斯

Chaucer 喬叟

Chosroes 科斯羅伊斯

Christina 克裡斯蒂娜

Cicero 西塞羅

Cilicia 西利西亞總督

Circassians 切爾克斯人

Circesium 奇爾切西烏姆

Cirta 錫爾塔

Claudian 克勞狄安

Clovis 克洛維

Cluverius 克盧維裡烏斯

Colchis 科爾克斯

Colombo 科倫坡

Comito 科彌托

Commodus 康茂德

Comum 科穆姆

Corcyra 科爾西拉

Corigliano 科裡利亞諾公爵

Corippus 科裡普斯

Cosmas 科斯馬斯

Cotatis 科塔提斯

Cotelerius 科特勒裡烏斯

Cousin Louis 庫辛

Crinitus 克裡尼圖斯

Crotona 克羅托納

Croze 克洛茲

Ctesiphon 泰西封皇宮

Cubicularius 庫比庫拉裡烏斯

Cubiculi 庫比庫利大公

Cumae 庫米

Cutturgurians 卡托古裡亞人

Cyprus 塞浦路斯島人

Cyril 西裡爾

Cyrus 居魯士

Cyta 賽塔

Cythera 西徐亞

Cyzicus 庫濟庫斯

d』Alembert　達朗貝

D』Anville　丹維爾

D』Herbelot de Molainville　德貝洛

Dacia 達契亞

Daghestan 達戈斯坦

Dagisteus 達吉斯特圖斯

Dagistheus 達吉斯特烏斯

Dagobert 達戈伯特

Dalmatia 達爾馬提亞

Damascius 達馬西烏斯

Daphne 月桂女神

Dara 達拉

Dardania 達爾達尼亞

Dardanus 達爾達努斯

Datius 主教達提烏斯

de Guignes Joseph 德吉涅斯

Decennovium 德辛諾

Decimus 德西穆斯

Decius 德西烏斯

Decoratus 德科拉圖斯

Delphi 德爾斐

Delphicum 德爾斐庫姆

Demaratus 德馬拉圖斯

Democedes 德摩西德斯

Demosthenes 德謨斯提尼

Derbend 德本

Diaconius 狄阿科尼烏斯

Diaconus 狄阿科努斯

Dietrich 迪特裡克

Dijon 第戎

Dilemites 底裡麥特人

Dinarchus 狄納爾科斯

Diogenes 狄奧傑尼斯

Diomede 狄俄墨德

Diomedes 狄俄墨得斯

Dioscorus 狄奧斯科魯斯

Dioscurias 狄奧斯庫裡阿斯

Disabul 迪薩布爾

Dniester 涅斯特河

Dodona 多多納

Donatist 多納圖斯派

Draco 德拉科河

Draconcello 德拉可切羅河

Dracontio 德拉科提奧河

Dubis 杜比斯

Dubos Jean Baptiste 杜博斯

Ducange 迪康熱

Duhalde 杜哈德爾

Dunaan 杜納安

Dupin Louis Ellies 迪藩

Dupuys 杜普斯

Dyrrachium 狄拉奇烏姆

Ebermor 埃柏摩爾

Ecebolus 埃克波盧斯

Edda 埃達

Edessa 埃德薩

Egerian 埃格裡安

Elagabalus 埃拉伽巴盧斯

Electra 埃勒克特拉

Elephantine 埃勒凡泰尼島

Elpidius 埃爾皮狄烏斯

Ennodius 英諾狄烏斯

Epictetus 埃皮克泰圖斯

Epicurus 伊庇鳩魯

Epiphanius 埃皮法尼烏斯

Epirus 伊庇魯斯

Erzerum 埃爾澤努姆

Etruria 伊特魯裡亞

Eubaea 優比亞海岬

Euclid 歐幾里德

Eudamidas 優達米達斯

Eulalius 尤拉利烏斯

Euphemia 優菲米婭

Euripides 歐裡庇得斯

Europus 歐羅普斯

Eusebius 歐西比烏斯

Eustathius 優斯塔修斯

Euthalites 優泰萊特人

Euthalius 尤塔利烏斯

Eutharic 尤塔裡克

Eutyches 優迪克

Evagrius Ponticus 埃法格裡烏斯

Eygours 伊果爾人

Fabius Paullinus 法比烏斯·保利努斯

Fabricius Johann Albert 法比裡修斯

Faenza 法恩札

Faesulae 腓蘇利

Fano 法諾

farthing 英國貨幣，值四分之一便士

Ferdoussi 弗爾杜西

Ferganah 費爾甘納

Flamstead 弗拉姆斯特德

Florus Publius Annius 弗洛魯斯

Folard 福拉德

Foligno 福利諾

Fontenelle 豐特內勒

Fortunatus 福圖納圖斯

Fossato 福薩托

Fossombrone 福松布羅內

Freret Nicolas 弗裡瑞特

Friend 弗蘭德

Fucine 福奇尼湖

Fulcaris 弗卡裡斯

Galatia 加拉太

Galen 格倫

Gallienus 伽利埃努斯

Gallipoli 加利波利

Gapt 蓋普特

Garganus 伽爾甘努斯山

Gassan 迦山部落

Gelimer 傑利默

Geminian 吉米尼亞

Genseric 根西裡克

George Codinus 喬治·科迪努斯

Geougen 柔然

Gepidae 格庇德人

Germanus 日耳曼努斯

Giannone Pietro 詹農

Gibamund 吉巴蒙德

Giezi 濟澤

Gihon 吉昂河

Giphanius 吉法尼烏斯

Giustendil 朱斯廷迪爾

Godas 戈達斯

Gog 歌革

Goletta 戈勒塔

Gondi Sapor 貢迪·沙普爾

Gontharis 貢薩裡斯

Grasse 格拉西

Greaves John 格裡夫斯

Gregory Nazianzen 格列高利·納齊安贊

Gregory 格列高利一世

Grelot 格勒洛

Grotius 格勞修斯

Gualdo 瓜爾多

Guazzesi 瓜澤西

Gubazes 古巴澤斯

Gundelina 甘德麗娜

Guzerat 古澤拉特

Hackluyt Richard 哈克路特

Harmatius 哈爾馬提烏斯

Hebrus 赫布魯斯河

Heineccius 海尼修斯

Hellespont 赫勒斯滂海峽

Heraclea 赫拉克利亞

Heracles 赫爾克裡斯

Heraeum 赫拉烏姆

Hermaean 赫米安

Hermanric 赫曼裡克

Hermias 赫米阿斯

Herodian 希羅底安

Herodotus 希羅多德

Hertzeberg 赫岑貝裡

Heruli 赫魯利人

Heyne Christian Gottlob 海尼

Hierapolis 海拉波裡斯

Hierocles 希洛克利斯

Hilderic 赫德裡克

Hildibald 希底巴爾德

Hindostan 印度斯坦

Hippo Regius 希波·裡吉烏斯

Hira 希拉

Hoeschelius 霍斯切利烏斯

Homerites 荷美萊特人

Horace 賀拉斯

Hyde 海德

Hypatius 海帕提烏斯

Hyrcania 希爾卡尼亞

Hyssus 海蘇斯

Iassis 艾亞西斯山脈

Ilissus 伊利蘇斯河

Imaus 伊穆斯山

imperator 大將軍

Indo-Scytnae 印度-西徐亞人

Intercisa 因特西薩

Ionic 愛奧尼亞式

Iphigenia 《伊菲革涅婭》

Irtish 額爾齊斯河

Isaac 艾薩克

Isaurian 伊索裡亞人

Isdigune 伊斯迪古尼

Isfendiar 伊斯芬迪亞爾

Isidore 伊希多爾

Isocrates 伊索克拉底

Ispahan 伊斯法罕

Istock 伊斯托克

Istria 伊斯特裡亞行省

Italicus 伊塔利庫斯

Ithobal 伊索巴爾

Jaik 賈伊克

Janus 雅努斯神廟

Jaxartes 藥殺水

Joannina 喬安妮娜

John Chrysostom 約翰·克利索斯托

John Malala 約翰·馬拉拉

John of Cappadocia 卡帕多細亞的約翰

John the Sanguinary 「嗜血者」約翰

John Tzetzes 約翰·策策斯

Jornandes 喬南德斯

Joseph 約瑟夫

Jove 約夫(即朱庇特)

Judas 猶大

Julian Alps 尤里安阿爾卑斯山

Julius Africanus　 尤利烏斯·阿非利加努斯

Jupiter Cassius 朱庇特·卡修斯

Justin I 查士丁一世

Justinian I 查士丁尼一世

Juvenal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尤維納利斯

Kabyles 卡比爾人

Kamtchatka 堪察加人

Keat 基特河

Khorasan 呼羅珊

Kobad 科巴德

La Fontaine 拉·封丹

Labat Jean Baptiste 拉巴特

Laconia 拉科尼亞

Lactarian 拉克塔裡亞山

Lamberti 蘭貝蒂神父

Lambesa 蘭伯撒

Landi 蘭迪

Langobards 朗哥巴德人

Languedoc 朗格多克

Larcher 拉爾謝

Larian 拉裡安湖

Larice 拉裡斯

Lateran 拉特蘭教堂

Latium 拉丁姆

Laurence 勞倫斯

Lazi 拉齊人

Lazic 拉齊克戰爭

Lazica 拉齊卡

Le Clerc Jean 勒·克拉克

Le Maire 勒邁爾

Leo 皇帝利奧一世

Leonard Aretin 利奧納德·阿雷廷

Leonidas 列奧尼達斯

Leptis 利普提斯

Lesbos 萊斯波斯島

Lettere 勒特爾

Leucothoe 琉柯索

Leuderis 萊德裡斯

Leyden 萊登

Libanus 利巴努斯

Liberatus 利貝拉圖斯

Liberius 利貝裡烏斯

Liguria 利古裡亞

Lilybaeum 利利巴厄姆

Lipari 利帕裡火山

Lipsius Justus 利普修斯

Liutprand 勒特普朗德

Livonians 立沃尼亞人

livre 裡弗赫銀幣

Livy 李維

Lobo 洛波

Lorraine 洛林

Lothaire 洛泰爾

Louvre 盧浮

Lucan Narius Annaeus Lucanus 盧坎

Lucania 盧卡尼亞

Lucian 琉善

Lucretius 盧克萊修

Lucrine 盧克林港口

Lucullus 盧庫盧斯

Ludewig Johann Peter von 路德維希

Ludolphus 盧多法斯

Lupicina 魯皮西娜

Lusatia 盧薩提亞

Lycaonia 利卡奧尼亞

Lydian 呂底亞

Lyons 里昂

Lysippus 利西波斯

Macedonia 馬其頓妮亞

Madain 馬達因

Maeotis 梅奧蒂斯湖

Maesia 梅西亞

Maffei Francesco Scipione Marchesi 馬菲

Magdeburgh 馬格德堡

Magini 馬吉尼

Magog 瑪各

Mairan 馬伊蘭

Majorca 馬略卡

Malabar 馬拉巴爾

Malacca 馬六甲海峽

Malasontha 馬拉桑夏

Malchus 馬爾庫斯

Malea 瑪利亞

Maltret Claude 馬特裡特

Mandracium 曼德拉辛烏姆

Maniach 馬尼阿克

Manlius 曼裡烏斯

Maracci 馬拉西

Marathon 馬拉松

Marcian 馬西安

Marcilian 馬西利安泉

Marcus Tullius Cicero 西塞羅

Margus 馬古斯

Marinus 馬裡努斯

Marius 馬略

Marmontel 馬爾蒙特爾

Marsyas 馬斯亞斯

Martyropolis 馬爾提羅波裡斯

Mascou Johann Jacob 馬斯庫

Massagetae 馬薩格泰人

Mathasuientha 馬塔蘇因沙

Maurice 莫裡斯皇帝

Maximus 馬克西穆斯

Mazdak 瑪茲達克

Mead 米德

Mebodes 梅波德斯

Medea 美狄亞

Medes 梅德人

Media 米底

medimni 梅丁奈(單位)

medimnus 梅丁魯

Mejerda 米傑達河

Mela Pomponius 梅拉

Melanthias 梅蘭西阿斯

Meleager 梅勒阿格爾

Melitene 梅利泰內

Melville 梅爾維爾

Menander 米南德

Menelaus 墨涅拉俄斯

Mermeroes 墨梅洛伊斯

Merovingian 墨洛溫家族

Messenian 梅塞尼亞

Messina 梅西納

Metelli 梅泰利

Methone 梅索尼

Metrodorus 梅特羅多魯斯

Milton 彌爾頓

Milvian 米爾維亞

Minerva 密涅瓦

Mingrelia 明戈瑞利亞

Minims 米尼姆斯花園

Minorca 梅諾卡

Mirranes 米拉尼斯

Miscella 米斯西拉

Mithridates 米特拉達梯

modii 羅馬摩笛(單位)

Moldavia 摩爾達維亞

Molossia 莫洛西亞

Monte Cavallo 蒙特·卡瓦洛

Montesquieu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孟德斯鳩

Montfaucon Bernard de 蒙弗孔

Mugello 穆格羅山

Muratori, Lodovico Antonio 穆拉托裡

Myron 邁戎小母牛雕像

Nacoragan 納科拉甘

Nardini Famiano 納爾迪尼

Narni 納爾尼

Narses 納爾塞斯

Naso 納索

Negra 內格拉

Negus 涅古斯

Nemesis 內梅西斯

Nepthalites 尼泰萊特人或稱白匈奴

Nero 尼祿

Nestorius 聶斯托利派

Nicene 尼西亞信經

Nicephorus 尼西弗魯斯

Nicomachus 尼科馬庫斯

Nicopolis 尼科波裡斯

Nika 尼卡意為勝利

Nisibis 尼西比斯

Nocera 諾切拉

Nolli Giovanni Battista 諾利

Nonnosus 農諾蘇斯

Noricum Mediterraneum 濱海諾裡庫姆

Noricum Ripense 山地諾裡庫姆

Noricum 諾裡庫姆

Nubia 努比亞

Nuceria 努西裡亞

Numidia 努米底亞

Nushirwan 努息萬

Nushizad 努什扎德

Oby 鄂畢河

Oder 奧得河

Odoacer 奧多亞克

Oedipus 《俄狄浦斯王》

Ogors 奧爾戈斯

Ogyges 奧基吉斯

Olybrius 奧利布裡烏斯

Olympius 奧林庇烏斯

Opilio 歐庇利奧

Opsopaeus 奧普索庇斯

Orestes 奧列斯特

Orhon 鄂爾渾河

Orontes 奧龍特斯

Orvieto 奧爾維耶托

Osimo 奧西莫

Osiris 奧西裡斯

Ossa 奧薩

Ostia 奧斯蒂亞

Ostrogoth 東哥特人

Otho 奧托

Otranto 奧特朗托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奧維德

Oxus 阿姆河

Pachymer 《帕契默文集》

Palermo 巴勒摩

Palestrina 帕勒斯特裡納

Palmaria 帕爾馬裡亞島

Palmyra 帕爾米拉

Pan 牧神

Pandarus 潘達魯斯

Pannonia Prima 第一潘諾尼亞

Pannonia Secunda 等二潘諾尼亞

Pannonia 潘諾尼亞

Paphlagonia 帕夫拉戈尼亞

Papua 巴普亞

Parennin 帕倫寧

Paris 帕裡斯

Parma 帕爾馬

Paros 帕羅斯

Patara 帕塔拉

Patrone 佩特洛尼

Paul Warnefrid 保羅·沃爾尼弗裡德

Paulianus 保利阿努斯

Pavia 帕維亞

Pelagius 貝拉基烏斯

Pelso 佩爾索

Pelusium 佩魯西烏姆

Peneus 佩尼烏斯河

Pentapolis 彭塔波裡斯

Pera 佩拉

Peringsciold 佩林奇奧德

Perinthus 佩林裡烏斯

Periplus 《環航記》

Perozes 佩羅澤斯

Persarmenia 佩薩美尼亞

Persarmenian 佩薩美尼亞人

Perses 佩爾西斯

Persona 佩索納

Perusia 佩魯西亞

Pesaro 佩薩羅

Peter Gyllius 彼得·吉利烏斯

Petra 佩特拉城堡

Petronius 彼得洛尼烏斯

Peyssonel Claude Charles de 佩索尼爾

Phaeacia 費阿西亞

Phaedrus 《斐德羅篇》

Pharas 法拉斯

Phasis 發西斯河口

Philemuth 費勒穆什

Philippi 腓力比

Philippopolis 菲利浦波裡斯

Photinus 法提努斯

Photius 佛提烏

Picenum 皮瑟努姆

Pilpay 皮爾佩

Pincian 平西安

Pincius 平修斯

Pisidia 皮西底亞

Pityus 皮提烏斯

Plataea 普拉蒂亞

Pliny 普林尼

Plovdiv 普羅夫迪夫

Plutarch 普魯塔克

Pola 波拉

Polemo 波勒摩

Polybius 波利比阿

Pompey 龐培

Pomptine 龐普廷

Pontanus 潘塔努斯

Porphyrio 波菲利奧

Porphyry 波菲利

Porto 波多

Potidaea 波提狄亞

Poussin 普桑神父

Praejecta 普麗傑克塔

Praeneste 普拉內斯特

Praenestine 普林尼斯廷

Pragamatic Sanction 《國是詔書》

Praxiteles 普拉克西特勒斯

Presidius 普裡西狄烏斯

Prideaux Humphrey 普裡多

Prior Matthew 普賴爾

Priscian 普裡西安

Proclus 普羅科盧斯

Proconnesia 普羅科尼西亞

Procopius 普羅科皮烏斯

Prusias 普魯西阿斯

Psammetichus 薩梅提庫斯

Ptanias 塔尼阿斯

Ptolemy 托勒密

Pudentius 普登提烏斯

Pulcheria 普爾喀麗亞

Pyrrhus 皮洛斯

Pythagoras 畢達哥拉斯

Pythia 皮西亞

Quirinal 基裡納爾山

Raphael 拉斐爾

Ravenna 拉文納

Rennel 倫內爾

Restan 雷斯坦

Restom 雷斯托姆

Rhaetia 雷提亞

Rhegium 雷吉烏姆

Rimini 裡米尼

Rossano 羅薩諾

Rossi 羅西

Rostam 洛斯塔姆

Rugians 魯吉安人

Ruinart Thierry 魯伊納特

Rumelia 魯米利亞

Ruscia 魯西亞

Rustan 羅斯坦

Rusticiana 魯斯蒂辛娜

Saana 薩阿納

Sabatius 薩巴提烏斯

Sabine 薩賓山區

Sabinian 薩比尼安

Salarian 薩拉裡亞門

Salmas 薩爾馬斯

Salmasius Claudius 薩爾馬西烏斯

Salona 薩洛納

Samarcand 撒馬爾罕

Samaritan 撒馬利亞人

Samnium 桑尼烏姆

Sangaris 桑格裡斯河

Saracens 薩拉森人

Sarapana 薩拉帕納

Sardica 撒爾底迦

Sarmatian 薩爾馬提亞

Sarnus 薩爾努斯河

Sassan 薩珊王朝

Satala 薩塔拉

Save 薩沃河

Savia 薩維亞

Savoy 薩伏伊

Scaliger 斯卡裡傑

Scanzia 斯堪齊亞

Scheffer 謝弗

Scipio 西庇阿

Scythia 西徐亞

Scythopolis 錫索波裡斯

Sebastian 聖塞巴斯蒂安門

Sebastopolis 塞巴斯托波裡斯

Selinga 塞林加河

Seneca 塞涅卡

Septem 塞浦特姆

Serbonian 塞爾波尼亞

Serendib 塞倫底布

Sergiopolis 塞爾吉奧波裡斯

Sergius 塞爾吉烏斯

Serica 塞裡卡

Servius 塞維烏斯

Sesostris 塞索斯特裡斯

Sestus 塞斯圖斯

Shah Abbas 阿拔斯沙王

Shah Nameh 《納米哈沙王傳》

Shaw Thomas 肖

Sheba 希巴

Sibyll 西比爾

Sibylline 西比萊

Sicula 西庫拉

Sidon 西頓

Sigonius 西格尼烏斯

Silentiarius 西林提阿里烏斯

Silvester 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

Simeon Seth 西米恩·塞斯

Simplicius 辛普利修斯

Sindbal 辛巴爾

Singidunum 辛吉杜努姆

Sirmium 西米烏姆

Sirmond 西爾蒙

Sisaurane 錫索拉尼

Sitifi 西提芬

Sittas 西塔斯

Smyrna 西麥拿

Sogdiana 粟特

Soliman 索利曼

Solinus 索利努斯

Solon 梭倫

Sondis 桑德斯山區

Sontius 松提烏斯河畔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Sorbi 索布人

Spoleto 斯波萊托

Squillace 斯奎拉斯

St. Angelo 聖安傑洛

St. Arethas 聖阿里薩斯

St. Columban 聖高隆班

St. Conon 聖科農

St. Cyprian 聖西普裡安

St. Epiphanius 聖埃皮法尼烏斯

St. Fulgentius 聖富爾根蒂尤

St. Gall 聖加爾

St. Michael 聖米迦勒

St. Sabas 聖薩巴斯

Stagira 斯塔吉拉

Stagyrite 斯塔吉拉人

Starck 斯塔克

Statius 斯塔提烏斯

Stephen 斯蒂芬

Stoza 斯托扎

Strabo 斯特拉博

Suanians 蘇亞尼亞人

Suethans 蘇塔斯

Suidas 蘇伊達斯

Suintila 蘇因提拉

Sujerass 蘇耶拉斯河

Sullecte 蘇勒克特

Sumatra 蘇門答臘

Susa 蘇薩

Sybaris 西巴裡斯

Sylverius 教皇西爾維裡烏斯

Symmachus 敘馬庫斯

Syracuse 敘拉古

Syrtes 瑟爾特斯河

Tacitus Gaius Comelius 塔西佗

Tadinae 塔迪尼

Taenarium 提納烏姆

Tagina 塔吉那

Tanais 塔內斯河

Tangier 丹吉爾

Taprobana 塔普洛巴納

Tarcalissaeus 塔卡利西烏斯

Tarentum 他林敦

Tarquiniensis　 塔昆尼恩西斯

Tarsus 塔爾蘇斯

Tatar-topa 韃靼-托帕

Tauresium 陶裡西烏姆

Tauris 陶裡斯

Tebeste 特貝斯特

Teias 特亞斯

Tellez 特勒茲

Tempe 坦佩

Tenedos 特內多斯島

Terni 特爾尼

Terracina 特拉奇納

Testaceo 特斯塔西歐山

Teucer 透克洛斯

Thasos 薩索斯島

Thebes 底比斯

Themistocles 地米斯托克利

Theodatus 狄奧達圖斯

Theodebald 狄奧德巴爾德

Theodebert 狄奧德伯特

Theodemir 狄奧德米爾

Theodora 狄奧多拉

Theodoric 狄奧多里克

Theodosiopolis 狄奧多西波裡斯

Theodosius 狄奧多西

Theophanes 狄奧菲尼斯

Theophilus 狄奧菲盧斯

Theophrastus 狄奧弗拉斯圖斯

Theopolis 狄奧波裡斯

Thermopylae 溫泉關

Theudes 特德斯

Thevenot Jean de 泰弗諾

Thrace 色雷斯

Thracian Chersonesus 色雷斯·切森尼蘇斯

Thrasimond 特拉斯蒙德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hule 圖勒

Thuringia 圖林吉亞

Thuringians 圖林吉亞人

Thuriorum 圖裡奧魯姆

Tiberius II 提比略二世

Tiberius 提比略

Tibesh 提拜什

Tibur 蒂伯爾

Ticinum 提西努姆

Til 提爾河

Tillemont 蒂爾蒙特

Timavus 提馬弗斯河

Timotheus 提摩修斯

Tiraboschi Girolamo 提拉波奇

Titus 提圖斯

Tivoli 蒂沃利

Tollius 托利烏斯

Topirus 托庇魯斯

Totila 托提拉

Tott Francois de 托特

Touran 圖朗

Tournefort Joseph Pitton de 圖內福爾

Tours 圖爾

Tralles 特拉勒

Transoxiana 河間之地

Trascalisseus 特拉斯卡利修斯

Trebizond 特拉布宗

Trent 特倫特

Trevigo 特雷維戈

Triarius 特裡阿里烏斯

Tribonian 特裡波尼安

Tricameron 特裡卡梅隆

Trinquemale 特林奎馬爾

Tripoli 的黎波里

Tula 圖拉河

Tully 圖利

Turks 突厥人

Turris Hannibalis 漢尼拔之塔

Tuscan 圖斯坎

Tzania 扎尼亞

Tzetzes, Joannes 策策斯

Ufens 烏芬斯河

Ulysses 尤利西斯

Upsal 烏普薩

Uraias 烏萊阿斯

Uranius 優拉尼烏斯

Urban VIII 烏爾班八世

Urbino 烏爾比諾

Uri 烏利山區

Utturgurians 烏托古裡亞人

Vafer 狡猾

Valentin 瓦倫丁

Valentinian 瓦倫提尼安

Valeria 瓦倫裡亞

Valerian 瓦列裡安

Valesian 瓦倫西安

Valle Pietro della 瓦勒

Varchonites 瓦羅奈特人

Velserus 維爾塞魯斯

Venedi 維尼第人

Venetian 威尼提亞行省

Verina 維裡娜

Verona 維羅納

Veronica 維洛尼卡

Verus 維魯斯

Vesuvius 維蘇威火山

Via Aemillia 埃米利亞

Via Cassia 卡西亞

Via Flaminia 弗拉米尼亞

Vigilantia 維吉蘭提婭

Vigilius 維吉利烏斯

Visandus 維桑杜斯

Visigoths 西哥特人

Vitalian 維塔利安

Vitellius 維特裡烏斯

Vitiges 維提吉斯

Vivarium 維瓦裡烏姆

Volaterranus 弗拉特蘭努斯

Volsci 沃爾西海岸

Vosges 孚日山脈

Vulcanius 伏爾坎尼烏斯

Vulsiniensis 武爾西尼思西斯

Vulturnus 武爾圖努斯

Walamir 瓦拉米爾

Wallachia 瓦拉幾亞

Warburton William 沃伯頓

Warnefrid 沃爾尼弗裡德

Warton Thomas 沃頓

Wesseling Petrus 韋塞林

West Gibert 韋斯特

Whiston William 惠斯頓

Widimir 威地米爾

Winckelman 溫克爾曼

Xenophon 色諾芬

Yenisei 葉尼塞

Yvica 伊維卡

Zabergan 扎伯甘

Zablestan 扎布勒斯坦

Zachariah 撒迦利亞

Zacynthus 扎辛瑟斯

Zames 扎美斯

Zani 扎尼人

Zanians 札尼亞人

Zano 扎諾

Zant 扎特島

Zendavesta 《阿維斯陀聖書》

Zeno 芝諾

Zeuxippus 宙克西普斯

Zingi 津吉

Zonaras 佐納拉斯

Zosimus 佐西穆斯

Zug 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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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喬南德斯(6世紀時哥特人歷史學家，著有《哥特史》)推算出狄奧多里克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圖密善時代的蓋普特，這是一種半人半神的安塞斯。卡西多里烏斯(480—575 A.D.，狄奧多西大帝和東哥特人統治時代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最早說他具有阿馬利皇室血統，狄奧多里克的孫子是第14代直系後裔。佩林奇奧德花了很多精力，把狄奧多里克的譜系與本鄉本土的神話與傳統硬湊在一起。


[2]
 　更為精確的位置是在佩爾索湖畔靠近卡農圖姆的地方，馬可·安東尼當年就在這個地方寫出他的《沉思錄》。


[3]
 　他姓名的前四個字母被刻在一面金牌上，當羊皮紙蒙在上面的時候，國王用筆在上面勾勒。這些可信的事實經過普羅科皮烏斯(6世紀初期拜占庭歷史學家)的證明，至少也有當代哥特人的認可，遠勝過英諾狄烏斯和狄奧菲尼斯(752—818 A.D.，神父、教士、神學家和教會編年史家)捕風捉影的稱頌。


[4]
 　東哥特人的狀況和狄奧多里克早年的事跡，可以在喬南德斯和馬爾庫斯的作品裡找到，但是馬爾庫斯誤以為他是瓦拉米爾的兒子。


[5]
 　有許多殘酷的行為都被怪罪到特裡阿里烏斯部隊身上，他們看上去不像瓦拉米爾部隊那樣野蠻，但是狄奧德米爾的兒子仍被指控，說他摧毀了很多羅馬城市。


[6]
 　[譯注]這是兩個不同的人物，只是名字相同。


[7]
 　當他在自己的營地疾馳而過的時候，從所乘的那匹難以駕馭的馬上摔下來，身體撞到架在帳篷或裝在大車上的長矛。


[8]
 　在一次作戰行動中，由於薩賓尼安的將道和紀律發揮決定性的效果，狄奧多里克損失5000人馬。


[9]
 　狄奧多里克的行軍經過英諾狄烏斯的補充說明以後，演說家的泛泛之言反而變成誇耀之詞。


[10]
 　我們必須知道有很多皇家頭銜被到處亂用，完全是有名無實，何況意大利的傭兵部隊是由很多部落和民族的人員所組成。


[11]
 　要是演說家能當著國王的面提及與推崇他的母親，我們認為狄奧多里克的確心胸開闊，並不會因為他的母親是侍妾，或說他是私生子而受傷害。


[12]
 　現代很受尊敬的作家西格尼烏斯提到這段逸事，他的用語很奇特，像是「你會回來嗎？」，等等。看來他母親有這樣的表現，狄奧多里克的成功是有所本。


[13]
 　英諾狄烏斯的演說誇大其詞而且奴顏婢膝，公元507年或508年在米蘭或拉文納公開發表的。過了兩三年以後，演說家被授予以帕維亞主教的職位，一直到公元521年過世為止。


[14]
 　普羅科皮烏斯和瓦倫西安的斷簡殘篇中，偶然出現的暗示性文字才是最有價值的史料。西爾蒙發現了原文，並刊印在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4世紀羅馬軍人和歷史學家)作品的後面。作者的姓名不詳，但是帶有野性未馴的風格，從他敘述的各種事件中，顯示出他對當時的狀況非常熟悉，而且不為個人的情緒所左右。孟德斯鳩(1689—1755 A.D.，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哲學家)校長計劃要為狄奧多里克作傳，在後世看來，這是一個生動有趣的題材。


[15]
 　他們認為最好的編纂者是馬菲(1675—1755 A.D.，意大利戲劇家、建築家和學者)侯爵，作品應該是在維羅納出版，《蠻族的文雅之士》這本書的內容十分翔實，但還是很難交代得清楚。


[16]
 　馬菲對哥特人的偏頗行為有浮誇不實的記載，他因自身意大利貴族的身份而痛恨他們。身為平民的穆拉托裡(1672—1750 A.D.，意大利古物學家和歷史學家)屈服於哥特人的壓力。


[17]
 　英諾狄烏斯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哥特人的軍事技術和增加的兵力。


[18]
 　狄奧多里克將妹妹許配給汪達爾國王，她出閣坐船到阿非利加的時候，有1000名地位很高的哥特人擔任侍衛，每個人跟著5個武裝隨員。可見哥特的貴族階層不僅勇敢，而且人數眾多。


[19]
 　羅馬的男童學哥特人的語言。哥特人對拉丁文一無所知，阿馬拉桑夏是例外，她是女流之輩，所以在學的時候不會感到羞恥。還有就是狄奧達圖斯，他的學問淵博，使得族人感到氣憤和不齒。


[20]
 　這是狄奧多里克的經驗之談：「羅馬人變成哥特人是他們的不幸，這樣做有利於使哥特人成為羅馬人。」


[21]
 　從卡西多里烏斯的書信中，可以看到哥特人在意大利所建立的軍事組織和制度，博學的馬斯庫(1689—1761 A.D.，德國法學家和歷學家)特別對此詳加說明。


[22]
 　異鄉客經常在他的餐桌上和皇宮裡表達欽佩之情，一方面是證明待客之道的花費很值得，再者可以激起官員的重視。有人在旁美言，君王就會委以行省的高位。


[23]
 　哥特國君與勃艮第人、法蘭克人、圖林吉亞人和汪達爾人進行了公開和私人的結盟，見卡西多里烏斯的書信集裡面搜集很多當時的書信，對於蠻族的政策和行為，提供了非常奇特的知識。


[24]
 　從卡西多里烏斯、喬南德斯的著述和瓦倫西安的殘卷中，我們可以看到狄奧多里克的政治體系。和平而且是光榮的和平，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標。


[25]
 　好奇的讀者對普羅科皮烏斯所描述的赫魯利人，會沉思他們的行為是否合理；有耐心的讀者會陷入比亞悲觀而詳盡的研究之中。


[26]
 　卡西多里烏斯注意到這種軍事制度的精神和形式，但他好像只是把哥特國王的感想，譯成了羅馬人極為雄辯的用語。


[27]
 　卡西多里烏斯引用塔西佗(1世紀羅馬史學家)所提到的埃斯提安人，說他們是波羅的海沒有文字的野蠻人，敘述他們的海岸盛產琥珀，是樹木的樹脂被太陽曬得乾硬以後，經過波濤的純化和沖刷而成。這種奇特的物質被化學家分解以後，產生植物油和無機酸。


[28]
 　喬南德斯和普羅科皮烏斯描述過斯堪齊亞，也就是圖勒。無論是哥特人還是希臘人都沒有造訪過這個國度，但是他們在拉文納和君士坦丁堡，與被放逐的當地土著談過話。


[29]
 　在喬南德斯那個時代，黑貂棲身於蘇塔斯，也就是瑞典，但是那些美麗的獸類逐漸被趕到西伯利亞的東部。


[30]
 　在貝利的神話體系和傳奇中，埃達的浴火鳳凰，以及阿竇尼和奧西裡斯每年的死亡與復活，都帶有寓言意味的象徵，用來說明北極地區太陽的消失和重現。這位有創作天才的作者，是布豐(1707—1788 A.D.，法國自然科學家)大師評價極高的門人。即使是最冷靜的理智，也很難抗拒這套哲學的魔法。


[31]
 　比亞是法國的大臣，在巴伐利亞的宮廷服務。他那自由奔放的心靈充滿求知慾，促使他探索這個國家的古老事跡，完成12卷受人激賞的巨著。


[32]
 　參閱卡西多里烏斯書信集中的皇家命令與指示，這些武裝船隻，比起阿伽門農用來圍攻特洛伊的1000艘戰船，看上去要小很多。


[33]
 　英諾狄烏斯和卡西多里烏斯用皇室的名義，把狄奧多里克要保護阿里曼尼人這件大事記錄下來。


[34]
 　哥特人在高盧和西班牙的作為，卡西多里烏斯、喬南德斯和普羅科皮烏斯的敘述使人感到困惑。有關勃艮第的戰事，杜博斯(1670—1742 A.D.，法國歷史學家和評論家)神父和比亞伯爵之間產生了冗長而且相互矛盾的爭執，我既不願與聞，更無意加以調解。


[35]
 　普羅科皮烏斯肯定地表示，狄奧多里克和繼位的意大利國王都沒有頒布任何法律。他的意思一定是說用哥特人的語文，因為狄奧多里克的拉丁文詔書直到現在還存世，有154項條款。


[36]
 　狄奧多里克的錢幣上刻著他的像，對於他那謙遜的繼承人而言，能把名字加在統治皇帝頭像的旁邊，就已經感到滿足。


[37]
 　卡西多里烏斯和普羅科皮烏斯都曾提到皇帝和國王的聯盟，對阿納斯塔修斯和狄奧多里克的友誼大為稱許，但是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納對於祝賀的象徵性文體，解釋起來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38]
 　《職官志》的記載是17個行省，保羅·沃爾尼弗裡德輔祭加上了亞平寧行省成為第18個。但是在這些行省中，撒丁尼亞和科西嘉為汪達爾人所據有，還有2個雷提亞行省以及科蒂安·阿爾卑斯被轉讓給一個軍事政府。當前4個行省組成那不勒斯王國，詹農(1676—1748 A.D.，意大利歷史學家)基於愛國的熱誠加以詳盡的分析。


[39]
 　狄奧多里克手下的兩位意大利重臣都叫卡西多里烏斯，是一對父子。兒子生在公元479年，從他的書信上知道他擔任過財務大臣、御前大臣及禁衛軍統領，時間從公元509年一直到公元539年，之後30年他出家成為教士。


[40]
 　配給的糧食沒有超過12萬摩笛，也就是4000誇特。


[41]
 　從卡西多里烏斯的編年史和書信中知道，狄奧多里克非常關切賽車場、競技場和劇院的狀況，不惜花費巨款維持原有的壯觀氣象。卡西多里烏斯對於這個題目下了一番功夫，他的學識本來就好，何況還要刻意地表現。


[42]
 　就建立豐功偉業的事跡來說，哥特徵服者自認雖不如圖拉真，但遠在瓦倫提尼安之上。


[43]
 　卡西多里烏斯用華麗不實的文體描述圖拉真廣場、馬塞拉斯劇院和提圖斯競技場，他的寫作方式不值得讀者細讀。巴多羅買(1716—1795 A.D.，法國貨幣收藏家和古物學家)神父經過計算得知，圓形競技場僅就磚砌和泥瓦的部分，現在就要花費法國幣值2000萬個裡弗赫銀幣，就這個巨大而華麗的結構而言，磚瓦又何其微不足道。


[44]
 　蒙特·卡瓦洛雕塑的馬匹，是從亞歷山大裡亞運到君士坦丁浴場的，杜博斯神父對它不屑一顧，但是溫克爾曼將之譽為神品。


[45]
 　這些作品可能是凱旋式使用的戰車，只有拖車的銅像殘留下來。


[46]
 　普羅科皮烏斯提到「邁戎的母牛」這愚蠢的故事，倒是被人誤以為甚為機智，編入36個希臘諺語之中，流傳後世。


[47]
 　狄奧多里克非常喜愛這座城市，自稱為「維羅納人」和傳說中的英雄人物「凱旋王」，由此可見一斑。馬菲也得到伯恩的迪特裡克這個蠻族名字，他很高興能在家鄉用自己的知識來敘述哥特國王的事跡。


[48]
 　馬菲把這些歸功於哥特人的建築術，就像語言和文字的沒落，責任在於意大利人自己，不應怪罪於蠻族。不妨比較一下他與提拉波奇(1731—1794 A.D.，意大利文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觀點。


[49]
 　[譯注]蒂伯爾現稱蒂沃利，普拉內斯特現稱帕勒斯特裡納，兩個小城都位於羅馬的東南方約10到15英里處，坐落在亞平寧山的山麓，是羅馬的屏障和門戶。


[50]
 　聖埃皮法尼烏斯用祈禱或金錢，從里昂和薩伏伊的勃艮第人手裡贖回6000名俘虜，這種功德可說是最大的神跡。


[51]
 　狄奧多里克施政作為的經濟成效方面，在卡西多里烏斯的編年史中列入幾個不同的項目，像是鐵礦、金礦、龐普廷的沼澤、斯波萊托、穀物、貿易、琉柯索的市集或是聖西普裡安在盧坎尼亞的市集、豐收、商旅或公用驛站、弗拉米亞大道。


[52]
 　[譯注]farthing，英國貨幣，值四分之一便士。


[53]
 　穀倉配售糧食大約是1個金幣15到25摩笛(譯按：羅馬的固體容量單位，相當於1個配克或9公升)，價格始終保持平穩。


[54]
 　國王送給愷撒裡烏斯300金幣，以及一塊重達60磅的銀錠。


[55]
 　埃皮法尼烏斯的奉獻不過是2個重約70磅的銀製蠟燭架，遠不如君士坦丁堡和法蘭西的黃金和寶石。


[56]
 　我們也不會相信那個極其荒謬的故事，說是有一個正教輔祭改信阿里烏斯教派，結果被他斬首。為什麼狄奧多里克的綽號叫作「阿非利加人」？難道是來自「狡猾」這個意義？這只是胡亂推測(譯按：當時阿非利加為汪達爾人所據有，而汪達爾人虔誠信奉阿里烏斯教義，所以稱他「阿非利加人」，就是指他是阿里烏斯派的信徒)。


[57]
 　羅馬人召開一場會議，用來證明並記錄他的罪狀。


[58]
 　狄奧多里克剝奪他們的生計，使得整個意大利怨聲載道。我倒認為制定這些刑罰是為了對付叛徒，這些人違背了忠誠的誓言。但是英諾狄烏斯的證詞很有份量，因為他在狄奧多里克的統治下過了一生。


[59]
 　對於這位聖徒和元老院議員的愛民之心，我們雖然表示尊敬，但是也要再做考量。卡西多里烏斯曾經多方暗示，波伊西烏斯的做法會加強或緩和大家的怨言。


[60]
 　我從瓦倫西安的殘卷以及狄奧菲尼斯、阿納斯塔修斯和歷史學家米斯西拉那些難懂而又簡短的資料和各種暗示中，盡力採用合情合理的敘述，稍微修改他們的文字應該不算冒犯。我也像穆拉托裡一樣，參考兩位帕吉所著的編年史和祈禱書，他們兩位是叔侄關係。


[61]
 　勒·克拉克(1657—1736 A.D.，亞美尼亞學者)寫成《波伊西烏斯的重大功業和哲人生活》一書，提拉波奇和法比裡修斯(1668—1736 A.D.，學者和語文學家)也是有用的參考資料。波伊西烏斯大約生於公元470年，死於公元524年，未邁入老年就過早喪生。


[62]
 　[譯注]西塞羅的全名是Marcus Tullius Cicero，有時就用Tully來稱呼他。


[63]
 　波伊西烏斯在雅典攻讀的疑點很多，尤其是長達18年更是讓人難以置信，但是要說他到雅典遊學倒是事實，也能在國內找得到證據，像是他的朋友卡西多里烏斯就表示過(雖然含糊而且閃爍其詞)，說他「在雅典停留甚久」。


[64]
 　[譯注]普羅科盧斯，410—485 A.D.，拜占庭哲學家，在雅典的柏拉圖學院求學，是當代最知名的新柏拉圖主義分子。


[65]
 　英諾狄烏斯和卡西多里烏斯的書信提供了很多證據，說他在那個時代享有很高的聲望。這倒是真有其事。帕維亞主教要向他購買在米蘭的一所古老房屋，他稱對他的讚賞就是最好的回報。


[66]
 　帕吉、穆拉托裡等人都認為波伊西烏斯本人是公元510年的執政官，他的兩個兒子是在公元522年出任這個職位，而他的父親早在公元478年就已獲得同樣的榮譽。有人誤把最後的任職算在他的頭上，使得編年史上有關他的部分產生很大的困擾。他在職位、聯姻和兒女這些方面自認獲得很大的福分，但是這一切有如鏡花水月。


[67]
 　卡西多里烏斯在書信裡特別說出，巴西利烏斯和歐庇利奧這兩個告發者的人品不足以身居高位，同時也提到波伊西烏斯那不夠格的同僚德科拉圖斯。


[68]
 　他們對於施用魔法進行嚴厲的調查，同時讓人相信，有很多術士作法使獄捽髮瘋而得以逃脫，我認為所謂發瘋只是用酒灌醉而已。


[69]
 　波伊西烏斯自己寫的答辯書，可能比他的《哲學的慰藉》還有趣。我們對於他的榮譽、原則和遭受迫害，必然贊同要保持一般的看法，也可以對照瓦倫西安殘卷裡簡短而有力的文字。有位匿名的作家指控他擅長光榮而愛國的叛逆行為。


[70]
 　提西努姆或帕維亞的歐西比烏斯伯爵下達命令，他在阿格羅·卡爾文提阿諾接受死刑。囚禁他的地方稱為洗禮廳，是主座教堂所特有的建築物，成為帕維亞教堂永久的紀念物。波伊西烏斯所住的高塔一直矗立到1584年，現在還保存著藍圖。


[71]
 　[譯注]這裡是指阿爾弗雷德大帝(845—899 A.D.)，英格蘭西南部威塞克斯王國國王，在位期間擊敗丹麥人的入侵，編纂法典。他將波伊西烏斯的作品譯成盎格魯-撒克遜文，喬叟曾經模仿它的風格。


[72]
 　這裡是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三世(980—1002 A.D.)，在位6年後病故，傳聞是遭到毒斃。


[73]
 　奧托三世的老師是博學的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為波伊西烏斯新建的墳墓撰寫碑銘。西爾維斯特也與波伊西烏斯一樣，在那個時代被無知之士稱為巫師。傳言這位正教的殉教士用自己的手提著頭走過長長的道路。


[74]
 　波伊西烏斯讚譽岳父的善行，普羅科皮烏斯、瓦倫西安的殘卷以及歷史學家米斯西拉，極力推崇敘馬庫斯的清白無辜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按照民間傳說的意見，謀害他的人所犯的罪行，等於囚禁一位教皇。


[75]
 　普羅科皮烏斯就是如此告訴我們，不知道他獲得的這個奇特逸聞是來自市井之談，還是御醫親口告知。


[76]
 　疆域的劃分是出自狄奧多里克的指示，在他過世之前當然不會執行。


[77]
 　貝裡蒙德是東哥特國王赫曼裡克的第三代子孫，從西班牙退位以後，無論活著還是死去都無人知曉。從喬南德斯的作品中得知有關他的孫子尤塔裡克崛起、婚姻和死亡的狀況。尤塔裡克參加羅馬的競技，獲得眾所周知的名氣，但在宗教方面根本無足輕重。


[78]
 　格列高利一世提到這個傳說，經過巴羅尼烏斯(1538—1607 A.D.，意大利樞機主教和歷史學家)的證實。教皇和紅衣主教兩人都是嚴肅的神學家，不應該信口開河。


[79]
 　狄奧多里克自己，或者應該說是卡西多里烏斯，用極為悲慘的筆調描述利帕裡和維蘇威火山。


[80]
 　查士丁尼的出生日期很難說得清楚，至於他的出生地點貝德裡阿納地區的陶裡西烏姆小村，雖然以後用他的名字加上很多殊榮，正確與否還是不得而知。


[81]
 　這些達爾達尼亞的農夫從姓氏上看來應是哥特人，甚至有點像英國人，查士丁尼是從uprauda這個字轉變而來，他的父親在所住的村莊伊斯托克被人稱為薩巴提烏斯，他的母親比格萊尼札後來將音節柔化，稱為維吉蘭提婭。


[82]
 　路德維希(1668—1743 A.D.，德國歷史學家和法學家)想證實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的名字都出自於安尼西安家族，為了建立他們與這個家族的關係，硬說奧地利王朝淵源於這個古老的羅馬世家。


[83]
 　財務大臣普羅科盧斯的操守受到普羅科皮烏斯的讚譽，財務大臣是查士丁尼的密友，任何人只要被皇帝收養，自然就會成為大臣的敵人。


[84]
 　阿曼提烏斯是優迪克教派的信徒，故意被說成是摩尼教徒。阿納斯塔修斯逝世後不過6天，君士坦丁堡可以聽到狂怒的喧囂，提爾獲得處死宦官的信息後大肆歡呼。


[85]
 　比亞伯爵對於維塔利安的權勢、性格和意圖有詳盡的說明：維塔利安是阿斯帕爾的孫兒，小西徐亞世襲的君主，也是色雷斯同盟的哥特伯爵。貝西人是喬南德斯所說的小哥特人，維塔利安對他們可以發揮影響力。


[86]
 　查士丁尼在幼年時代，曾經在君士坦丁堡當人質，與狄奧多里克相處過一段時間。阿勒曼努斯從一份手抄本的查士丁尼實錄上，引用這件奇特的史實。皇帝的老師狄奧菲盧斯寫出這本實錄，路德維希盼望能讓查士丁尼成為一位軍人。


[87]
 　[譯注]年長之人容易老病逝世，選舉又可拿錢，譏諷這些人靠死人發財。


[88]
 　[譯注]早在公元527年，查士丁皇帝去世之前，普羅科皮烏斯就以政府參贊和元老院議員的身份，出任貝利薩留最倚重的秘書。


[89]
 　前面的7冊戰史中，2冊與波斯人有關，另外2冊談汪達爾人，3冊是哥特人。普羅科皮烏斯模仿阿庇安(公元2世紀亞歷山大裡亞史家，著有《內戰記》等書)的體裁，各篇按照行省和戰事發生的次序來編排。從第8冊的書名看來與哥特人有關，事實上是前面幾冊的補充資料，時間到公元553年的春天為止，以後再由阿戈西阿斯(536—582 A.D.，拜占庭詩人和歷史學家)續編直到公元559年。


[90]
 　普羅科皮烏斯的著作雖然流傳後世，但是時運不濟：(1)他的作品曾經受到利奧納德·阿雷廷的剽竊，用自己的名義出版；(2)最早兩位拉丁文譯者佩索納和拉斐爾，任意刪改文字，甚至沒有參考梵蒂岡圖書館的手抄本，何況這兩位譯者都出任過羅馬郡守；(3)希臘文原本直到公元1607年才由奧格斯堡的霍斯切利烏斯刊印出版；(4)馬特裡特(1621—1674 A.D.，說希臘語的猶太人，耶穌會教士)所刊行的巴黎版本不盡理想，在盧浮印行，因距離過遠，梵蒂岡的手抄本只獲得部分補遺資料。他所承諾的評注及索引都沒有引用和編輯；萊登的阿戈西阿斯非常明智，在經過修訂以後重印巴黎版本，也增加拉丁文的譯本；伏爾坎尼烏斯是位學識淵博的譯者。


[91]
 　[譯注]地米斯托克利，527 B.C.—460 B.C.，曾任雅典的執政官，是希臘帝國和海軍的建立者，薩拉米斯會戰擊敗波斯，後被放逐住於阿爾戈斯，受到貴族的陷害說他私通波斯，亡命國外。


[92]
 　[譯注]這位是小居魯士，424 B.C.—401 B.C.，是波斯國王薛西斯之子，要與其兄阿爾達希爾爭奪王位，僱用希臘傭兵，戰敗被殺。


[93]
 　普羅科皮烏斯自己將這本書洩露出來，使得眾所周知，蘇伊達斯(11世紀拜占庭辭典編纂家)把《秘史》算成他的第9本著作。埃法格裡烏斯(346—399 A.D.，基督教神秘主義學者)保持沉默，發出微弱的抗議。巴羅尼烏斯認為這本書譁眾取寵而感到遺憾，所以對放在梵蒂岡的原稿特別注意，不讓它流傳到外界，在他死後16年才首次出版。阿勒曼努斯的註釋很有深度，但是立場不夠公正。


[94]
 　《秘史》的內容，像是提到查士丁尼的時候說他是笨驢；他完全像圖密善；狄奧多拉的愛人們被帶有敵意的惡魔從這個淫婦的床上趕走；大惡魔預先告訴她的婚事狀況；一位僧侶看到魔鬼裝成君王的樣子，代替查士丁尼坐在皇座上；僕人看見沒有五官的面孔和沒有頭的身體在行走，等等。普羅科皮烏斯宣稱，他和他的朋友都相信這些怪力亂神的故事。


[95]
 　孟德斯鳩相信《秘史》的記載，因為這關係到帝國的衰弱，以及查士丁尼的法律經常朝令夕改。


[96]
 　科彌托後來嫁給亞美尼亞公爵西塔斯，公爵的女兒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女兒，就是後來的索菲亞皇后。狄奧多拉的兩個侄兒可能是安娜斯塔西婭的兒子。


[97]
 　狄奧多拉在君士坦丁堡的雕像，被安置在一根斑岩石柱上。普羅科皮烏斯的《秘史》詳盡描述她的容貌，阿勒曼努斯提到拉文納有一個馬賽克鑲嵌畫，雖然是用珍珠和寶石做成的，但看起來面容還是那麼美麗動人。


[98]
 　[譯注]這個島嶼是指西徐亞，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瑪利亞海岬的南端，斯巴達與雅典為爭奪此島進行血戰，也是神話中愛神維納斯誕生之地。


[99]
 　「偉大的命運已迎面而至，昔日的貧賤將隨風消逝。」要不是沃伯頓(1698—1779 A.D.，格洛斯特主教、學者和評論家)遠在視界之外寫出讚譽之詞，我還不知道是針對狄奧多拉而發，她不顧自己的惡行擺出揚揚得意的面孔。


[100]
 　狄奧多拉的監獄位於皇宮的地下，是一個迷宮也是地獄的深淵。黑牢就是殘酷的象徵，但是這一切看起來像是惡意的誹謗或出於杜撰。


[101]
 　聖薩巴斯拒絕為狄奧多拉禱告好讓她生出兒子，免得他長大後成為比阿納斯塔修斯還要邪惡的異端。


[102]
 　[譯注]狄俄墨得斯是特洛伊戰爭希臘聯軍中僅次於阿喀琉斯的英雄人物，與奧德修斯一起大顯身手；墨涅拉俄斯是海倫的丈夫，妻子被誘拐後才發起特洛伊戰爭，他是斯巴達國王，也是阿伽門農的兄弟。


[103]
 　閱讀《伊利亞特》第23卷，一幅活生生的賽車圖畫就出現在眼前，可以感覺到比賽的氣氛、熱情和所要顯示的精神。韋斯特(1703—1756 A.D.，英國翻譯家)的論文《奧林匹克競賽》能夠提供有趣而又可信的資料。


[104]
 　按照卡西多里烏斯的說法，用albati、russati、prasini和veneti四種顏色代表四季，他喜歡把智慧和口才浪費在誇張的神秘事物上。前面三種顏色翻成白、紅、綠沒有問題，但是veneti來自coeruleus，這個字的意義很含混，適當的說法是天空反映在海洋之上的色澤，但是習慣上還是將它稱為藍色。


[105]
 　把藍黨說成正統教會的信徒讓巴羅尼烏斯感到滿意，但是蒂爾蒙特對於這種純屬臆測之詞極為氣憤，認為遊樂場所不會出現殉教者。


[106]
 　為了描述黨派和政府的惡行，有時公開的宣佈不見得比私下的傳播更受歡迎。歷史學家阿勒曼努斯曾經引用格列高利·納齊安贊非常出色的文章，證明惡行的積習難改。


[107]
 　查士丁尼偏袒藍黨，特別是在安條克。埃法格裡烏斯、約翰·馬拉拉及狄奧菲尼斯都對此加以證實。


[108]
 　普羅科皮烏斯提及的此事很難讓人相信，態度並不偏袒的埃法格裡烏斯表示支持，不僅肯定確有其事，還提出姓名來證實。約翰·馬拉拉提到君士坦丁堡郡守的下場極其悲慘。


[109]
 　然而根據約翰·馬拉拉的看法，藍黨完全依附查士丁尼。至於說到皇帝和狄奧多拉之間的爭執，可以視為普羅科皮烏斯出於嫉妒，是用盡心機的一廂情願之詞。


[110]
 　狄奧菲尼斯保存雙方的對話，可以顯示6世紀時君士坦丁堡民眾使用的語言和生活方式。他們的希臘語混合了很多異地和蠻族的詞句，就是迪康熱也無法明瞭它的含義或找出它的來源。


[111]
 　聖科農(1139—1256 A.D.)，生於西西里的納索，在西西里大饑荒時顯靈活人無數，成為當地的主保聖徒，受到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推崇。


[112]
 　馬塞利努斯非常寬泛地說死傷人數很多，普羅科皮烏斯舉出的數目是死亡3萬人，狄奧菲尼斯說是3.5萬人，而時期更晚的佐納拉斯增加到4萬人，這種誇大的過程倒是很常見。


[113]
 　查士丁尼同時代的作家希洛克利斯在作品裡提到，公元535年以前，東部的行省和城市就是這個數字。


[114]
 　可以參閱《舊約全書·創世記》第12章，以及約瑟夫的從政過程。無論是希臘人還是希伯來人的編年史，一致認為早期的埃及已有技藝的發展和富饒的生活，但是古代的文物已經過很長時期的改進。沃伯頓幾乎被希伯來的年代記所掩蓋，只有大聲向撒馬利亞人呼救。


[115]
 　穀物的數量等於800萬羅馬摩笛，此外還有8萬奧瑞的貢金作為支付海運的費用，從這看來，臣民就應該感恩不盡。


[116]
 　這些面紗是由西頓婦女所製作，但是這段話的意義在於推崇腓尼基人的製造業而不是航海術，他們用弗裡吉亞人的船隻將貨物從腓尼基運到特洛伊。


[117]
 　奧維德(43 B.C.—17 A.D.，古羅馬詩人，作品有《變形記》)的詩章裡，曾經從花卉和元素之中借用出12種顏色的稱呼，要想用這十幾個有限的形容詞描述出世間形形色色的物品，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118]
 　由於發現洋紅和幾種新顏料，我們對色彩的運用遠超古人。就拿皇家的紫色來說，有一股強烈的氣味，而且色澤很深，就像牛血一樣。


[119]
 　在歷史上所提到的昆蟲中，蠶佔有引人注目的地位。普林尼曾經敘述過開俄斯島的蠶蛾，看上去跟中國的品種完全相同，但是我們現在養的絲蠶和桑樹，狄奧法拉斯和普林尼都沒有聽說過。


[120]
 　古代的純絲織品、攙絲織品和亞麻織品等衣物，無論是質地、色澤、名稱和加工運用等，可以參閱薩爾馬西烏斯(1588—1653 A.D.，古典學者和飽學之士)。大師在這方面的研究深入而且廣泛，但是少為人知，不過他對第戎和萊登很常見的絲綢買賣，則一無所知。


[121]
 　這種貝類在西麥拿、西西里、科西嘉和梅諾卡的海岸附近可以找到，它的絲曾經被織成一雙手套呈送給教皇本篤十四世。


[122]
 　[譯注]白匈奴即尼泰萊特人，是Yeuh-cui-Tocharians族的一支，在五六世紀時統治中亞的突厥斯坦和印度的北部。


[123]
 　耶穌會的教士對中國歷史的朝代並不清楚，就盲目加以讚美。只有德吉涅斯(1721—1800 A.D.，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翻譯家)明瞭各朝代的變遷和重大事件，知道中國直到基督紀元開始時，逐漸修纂可信的編年史，建立的王國向外擴大疆域。他也用好奇的眼光，研究中國與西方各國交往的狀況。但是這種聯繫微不足道也不為人知，甚至羅馬人連一點懷疑的感覺都沒有，說是中國人或是秦建立一個帝國，竟能與羅馬分庭抗禮。


[124]
 　在哈克路特(1552—1616 A.D.，英國地理學和旅行家)和泰弗諾(1633—1667A.D.，法國旅行家)的談話中，我們知道從中國到波斯和印度斯坦的道路已經被完全調查清楚。英國在孟加拉的統治者，最近探勘出經由西藏的交通線。


[125]
 　[譯注]鄭和奉明成祖之命，率將士工匠2萬餘人，大船70艘，於1045年6月下南洋，前後7次歷時28年之久，最遠曾經到達波斯灣、紅海的亞丁和阿拉伯的麥加，以及非洲的索馬裡和肯尼亞的海岸地區。


[126]
 　[譯注]阿欽海岬指馬來亞半島的南端，也可以說就是現在的新加坡和周邊的地區。


[127]
 　斯特拉博、普林尼、托勒密、阿里安(2世紀羅馬作家，作品有《亞歷山大大帝傳》)、馬西安等人，他們對於科摩林角以東各國的瞭解程度可以稱得上無知，最後還是丹維爾把路線說得很清楚。我們對印度的地理學由於貿易和征服的關係，已經有很大的進步，而且倫內爾少校的地圖繪製得十分精確，留下很多第一手的旅行記錄。要是他用豐富的知識和過人的智慧擴大研究的範圍，成就可能會超越現代第一流的地理學家。


[128]
 　[譯注]特林奎馬爾不知是否就是鄭和下南洋到達錫蘭所進入的海港錫蘭山，確定不是科倫坡，因為科倫坡位於錫蘭的西南海岸，而特林奎馬爾位於東北海岸，面對孟加拉灣，離中國較近，在此曾經發現鄭和所立的石碑。


[129]
 　這個島嶼是普林尼、索利努斯和薩爾馬斯筆下的塔普洛巴尼，事實上很多古代人都把錫蘭和蘇門答臘弄混淆。現在科斯馬斯有很清晰的敘述，然而這位基督教的地理學家還是誇大了蘇門答臘的面積。他對印度和中國貿易的記載很少，而且內容非常奇特。


[130]
 　科斯馬斯對於阿杜利斯的港口和碑銘、沿著巴巴裡亞和津吉的非洲海岸與阿克修米特人的貿易，以及遠航抵達塔普洛巴尼等等，提供了非常有趣的知識。


[131]
 　[譯注]這是指魏晉南北朝的南梁，公元555年建都於建康，即現在的南京，這時佛教在中國極為流行。


[132]
 　有關中國對絲的發明、製造和運用，可以參閱杜哈德爾的作品。中國的浙江省無論在產量還是質量方面都最為著名。


[133]
 　科斯馬斯被人稱為印度航海家，大約在公元522年進行遠航，公元535年到公元547年，在亞歷山大裡亞完成著述，駁斥世界是球體的不敬主張。佛提烏(820—891 A.D.，君士坦丁堡教會長老和歷史學家)讀了他的作品以後，說他的作品展現出僧侶的偏見，同時也表達商人的知識。泰弗諾把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推薦給法國人和希臘人，全書經過蒙弗孔(1655—1741 A.D.，法國學者)神父編纂後刊行。這位編者是神學家，沒有能發現科斯馬斯是聶斯托利派的異端，應該感到慚愧，克洛茲則察覺到這一點。


[134]
 　埃法格裡烏斯感激在心，但是對佐西穆斯誹謗君士坦丁大帝感到非常生氣。阿納斯塔修斯收集稅務有關的單據和記錄，其仁政不僅費盡心思而且講究技巧。父親有時被迫要將自己的女兒推入火坑，加沙的提摩修斯挑選這類事件作為悲劇的主題，對廢止稅收有所貢獻，這是劇作的幸運結局(如果此事屬實)。


[135]
 　普羅科皮烏斯對於他提出的數據很有把握，說是直接來自管庫大臣的報告。提比略在位時也節省了數以百萬計的經費，但是他的帝國跟阿納斯塔修斯的帝國大相逕庭，完全是兩回事。


[136]
 　第二巴勒斯坦行省的首府錫索波裡斯分到100金幣，1200金幣分給行省其餘地區。聖薩巴斯的門徒西裡爾為老師撰寫傳記，手抄本存放在梵蒂岡圖書館。阿勒曼努斯坦誠承認運用其中的史料，後來科特勒裡烏斯將這本傳記出版。


[137]
 　約翰·馬拉拉提到麵包的缺乏，佐納拉斯說是查士丁尼或他的僕人偷走供水渠道的鉛制水管，才發生缺水的現象。


[138]
 　一個奧瑞金幣的含金量是六分之一盎司的黃金，現在只兌換180個1盎司的銅幣，不再是過去標準的210個。不當比例的製造比重會降低市場價格，會很快造成小額貨幣不足的現象。在英格蘭，12便士銅幣的價值只有7便士。


[139]
 　通常認為誓言要用最可畏的言辭，使違背的人遭到詛咒和報應，像是猶大的下場、濟澤的麻風、該隱的恐懼，等等，還有就是身受所有世間的痛苦。


[140]
 　琉善(120—180 A.D.，生於敘利亞的希臘作家和無神論者)提到科林斯的優達米達斯，對朋友有類似或更慷慨的行為，豐特內勒將這個故事寫成有創意但稍嫌牽強的喜劇。


[141]
 　安納托利烏斯是他們其中之一，死於地震，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民在阿戈西阿斯作品中的訴怨和喧囂，幾乎就是《秘史》的迴響。將產業發還給科裡普斯，並不是查士丁尼最為人所讚譽的事。


[142]
 　普羅科皮烏斯的年表內容鬆散且不為人知，獲得帕吉的幫助，才知道約翰在公元530年被指派為東部的禁衛軍統領，公元532年元月被黜，公元533年6月復職，公元541年遭到流放，公元548年6月到公元549年4月1日遇赦召回。阿勒曼努斯也列出名單，有10個人接替他的職位，在一個朝代的部分時期之內，這種人事更迭的速率真是太快了。


[143]
 　2世紀的琉善和格倫(公元2世紀希臘醫生、生物學家和哲學家)都隱約提到這場大火。等到1000年以後，佐納拉斯非常肯定這件事，策策斯(12世紀僧侶、歷史學家、學者和詩人)、優斯塔修斯(死於公元337年，安條克主教)和琉善的註釋家，都相信迪翁·卡修斯(150—235 A.D.，羅馬的行政官員和歷史學家)的記載。我在引用這些資料時，多少要感謝他們的貢獻。


[144]
 　佐納拉斯肯定有這麼一回事，但沒有列舉任何證據。


[145]
 　策策斯描述聚光鏡的奇妙功能，他讀過安特彌烏斯的數學論文，但是缺乏洞悉一切的慧眼。杜普斯是一位學者也是數學家，後來他譯出這篇論文加以圖示再出版。


[146]
 　在敘拉古的圍攻作戰中，波利比阿、普魯塔克和李維對這件事都沒有發表意見。馬裡努斯和6世紀時所有當代人士，對於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也沒有提到聚光鏡這件事。


[147]
 　對於策策斯或安特彌烏斯過去的狀況一點都不瞭解，名聲不朽的布豐根據個人的構想裝置一台聚光鏡，能夠在200英尺的距離引燃厚木板。有了皇家的經費，加上君士坦丁堡和敘拉古強烈的陽光，這位天才人物怎麼可能不將這種奇跡拿來為公眾服務？


[148]
 　約翰·馬拉拉提到這件事，但是對於普羅科盧斯和馬裡努斯的名聲和為人，感到混淆，分不清楚。


[149]
 　安特彌烏斯身為建築師，所建立的功勳受到普羅科皮烏斯和西林提阿里烏斯的大聲喝彩。


[150]
 　普羅科皮烏斯提及一個與現況非常吻合的夢想，認為查士丁尼或他的建築師有的地方在欺騙世人。他們兩人都在幻象中看到同樣的計劃，使達拉免於洪水氾濫的災禍；耶路撒冷附近突然發現一個採石場，可以滿足皇帝的需要；一位天使被安排要永久護衛著聖索菲亞大教堂。


[151]
 　古往今來的知名之士，對於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建築物讚不絕口，留下很多有關的著作，我特別列舉如下：(1)4位最早的遊客和歷史學家為普羅科皮烏斯、阿戈西阿斯、保羅·西林提阿里烏斯和埃法格裡烏斯；(2)兩位時期較晚但具有傳奇名聲的希臘人為喬治·科迪努斯和班杜裡(1671—1743 A.D.，古物學家和牧師)的匿名作家；(3)拜占庭古代文物學家的大師級人物迪康熱；(4)兩位法國遊歷家，一位是16世紀的彼得·吉利烏斯(1490—1555 A.D.，自然科學家)，另一位是格勒洛，他畫出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平面圖、展開圖及內視圖，他的各種平面圖規模較小，但是比迪康熱更為正確。我採用格勒洛所提供的各種數據，會酌情加以修正，因為現在不可能讓基督徒爬上圓頂，所以高度是使用埃法格裡烏斯的資料，再比較吉利烏斯、格裡夫斯(1602—1652 A.D.，數學家和自然哲學家)和東方地理學家的記錄。


[152]
 　所羅門神殿的四周環繞著庭院和柱廊，但是作為上帝的住所，正確的結構也不過高55英尺，寬度是36.67英尺，長度是110英尺(要是我們用埃及或希伯來肘尺合22英吋來換算)。按照普裡多(1648—1724 A.D.，英國東方學家)的說法是規模很小的教區教堂，但是有少數幾所聖廟價值四五百萬英鎊。


[153]
 　[譯注]穆罕默德二世攻下君士坦丁堡後，將聖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拆除所有的圖像和飾物，在寺外的四個角建立細長高聳的叫拜塔，使整個建築物更為調和，減少大教堂的沉重感。


[154]
 　[譯注]現在看到的穹頂，結構已經有所改變，是用40個肋架圈再加蹼板組成，所以開了40扇窗子，而不是早期的20扇。


[155]
 　西林提阿里烏斯用難以形容的詩意語言，描述聖索菲亞大教堂所使用的各種石材和大理石：(1)卡裡斯提亞大理石，灰白色帶有鐵銹狀條紋；(2)弗裡吉亞大理石，兩種顏色都是玫瑰紅，一種帶有白色的暗影，一種是紫色暗影帶著銀色花紋；(3)埃及斑石，上面有微小的星狀斑點；(4)拉科尼亞的綠色大理石；(5)卡裡亞大理石，來自艾亞西斯山脈，上面有紅色和白色橢圓形斑點；(6)呂底亞大理石，灰白色上面有紅色花紋；(7)阿非利加或毛裡塔尼亞大理石，金色或金黃色；(8)凱爾特大理石，黑色有白色條紋；(9)博斯普魯斯大理石，白色有黑邊。此外還有普羅科尼西亞大理石用來鋪地面，對於色薩利、莫洛西亞和其他地區的大理石就沒有多加描述了。


[156]
 　普羅科皮烏斯撰寫的《雄偉的建築》共有6冊，分別是：第1冊限於君士坦丁堡的建築物，第2冊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第3冊是亞美尼亞和黑海周邊地區，第4冊是歐洲，第5冊是小亞細亞和巴勒斯坦，第6冊是埃及和阿非利加。皇帝或歷史學家把意大利給忘掉，普羅科皮烏斯在皇帝完成最後的征戰(555 A.D.)之前，出版了這部歌功頌德的作品。


[157]
 　安條克遭受地震的災難後，查士丁尼一次賜給4500磅黃金(18萬英鎊)作為整修的費用。


[158]
 　地中海海域不適合鯨魚的覓食和繁殖，所以普羅科皮烏斯所提到的波菲利歐，很可能是四處漂游的外來者。在北極圈和北迴歸線之間，大洋裡的鯨類可以成長到50，80甚至100英尺的長度。


[159]
 　孟德斯鳩評論查士丁尼的帝國就像諾曼人入侵時的法國，每個村莊都有嚴密的防護，但是從來沒有如此衰弱。


[160]
 　普羅科皮烏斯肯定地表示，橋樑的殘址對多瑙河的航運造成了妨礙。如果建築師阿波羅多魯斯對自己的工程留下詳細的說明，就可以修正迪翁·卡修斯難以置信的神奇傳說。圖拉真的橋樑包括20或22個石礅，上面架著木製橋椼，河床很淺而且水流平緩，整個寬度沒有超過443或515突阿斯(譯按：toises，長度單位，相當於1.95米或6.4英尺)。


[161]
 　這7個行省是山地諾裡庫姆、濱海諾裡庫姆、薩維亞、第一潘諾尼亞、第二潘諾尼亞、瓦倫裡亞和達爾馬提亞。查士丁尼特別提到他建的城堡已經越過多瑙河。


[162]
 　朱斯廷迪爾區是魯米利亞大行政區所轄20個區之一，下面還有48個zaim和588個timariot。


[163]
 　這些築城工事可以與明戈瑞利亞的城堡相比，明戈瑞利亞地區都是天然的屏障。


[164]
 　坦佩山谷位於奧薩和奧林匹克兩個山脈之間，佩尼烏斯河川流而過，僅有5英里長，有的地方寬度沒有超過120英尺。普林尼用優雅的文字描述翠綠山谷的美景，伊利安人更將它的名聲四處傳播。


[165]
 　[譯注]溫泉關是希臘歷史上最著名的雄關要地，從北部地區進入希臘中部和南部的門戶，位於卡利德洛繆斯山和優裡配斯水道之間，羊腸小道通過海岸的懸崖絕壁，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勢。


[166]
 　[譯注]弗隆，長度單位相當於八分之一英里。


[167]
 　見色諾芬的作品。在與拜占庭發言激烈的人士進行冗長的對談後，一位希臘作家真誠、簡要而又文雅的言辭，竟能如此使人耳目一新。


[168]
 　懲罰非常嚴厲，可能是100磅黃金的罰鍰、革職甚或判處死刑。公眾的安寧不過是借口，主要是芝諾想要獨佔艾索裡亞人的英勇及勤務工作。


[169]
 　普羅科皮烏斯注意到他們之間的軍事特性，從根本上看略有不同之處，利卡奧尼亞人和皮西底亞人在早期，為了維護自由，反抗波斯國君。查士丁尼對於古老的利考尼和皮西底亞帝國有錯誤的認識，說利考尼人在訪問羅馬以後(早在埃涅阿斯之前)，獲得了一部分民眾的追隨，並得到「利卡奧尼亞」的稱呼。


[170]
 　戴克裡先在埃勒凡泰尼島興建祭壇，來舉行年度的奉獻犧牲和宣誓結盟，修好民族之間的友誼。查士丁尼基於宗教情緒，不從政策的角度去考量就加以廢止。


[171]
 　這些沒有野心和企圖的哥特人拒絕追隨狄奧多里克的旗幟，直到15和16世紀，還能在卡法和亞速夫海峽之間，發現這個民族的蹤跡。他們曾經引起布斯比奎斯(1522—1592 A.D.，法蘭德斯駐土耳其的外交家)的好奇，但是到了近世，已經在《地中海東部任務》、托特(1733—1793 A.D.，外交家和軍人)和佩索尼爾(1700—1757 A.D.，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記錄中消逝。


[172]
 　圖內福爾(1656—1708 A.D.，法國旅行家)曾經描述過這片鄉土，這位技術純熟的植物學家立即發現，當地的樹木會污染蜂蜜。根據他的說法，盧庫盧斯的士兵確實為此地的寒冷而驚慌不已，甚至就是位於平原的埃爾澤努姆，有時6月都會降雪，很少能在9月以前完成作物的收割。亞美尼亞的山地位置低於北緯40度，但是在這片高原地區，大家知道只要經過幾個鐘頭的攀登，旅客就能從朗格多克進入挪威的天候之中。一般認為，到達高度為2400個突阿斯的界線，等於處於北極圈的嚴寒世界。


[173]
 　斯特拉博、塞拉裡烏斯(1638—1707 A.D.，歷史學家)和弗裡瑞特(1688—1749 A.D.，學者和知識分子)都曾研究過卡利比亞人或迦勒底人的血緣和近親關係。要是根據色諾芬所寫的冒險史，他在撤退時所迎戰的土著，就是同一種蠻族。


[174]
 　希羅多德曾提到這個故事，口吻半信半疑，由普羅科皮烏斯轉引。上帝的應許不是歐西比烏斯最初的謊言，但是日期至少是從公元400年開始，還有第三種謊言，就是維洛尼卡，很快從前兩者中產生出來。由於埃德薩被敵軍奪去，蒂爾蒙特必須否認有上帝的應許。


[175]
 　羅馬人從阿杜利斯商家所買到的翡翠來自印度，然而在估計寶石的價格時，西徐亞的翡翠質量最佳，其次是巴克特裡亞的產品，埃塞俄比亞只能列為第三等。我們對於翡翠的礦區和生產的情況一無所知，甚至可以這麼說，古人所知道的12種類別，我們不知能擁有多少種。匈奴人在這次戰爭中獲得世界最好的珍珠，是從波斯人的手裡奪走的，關於這件事，普羅科皮烏斯提到一個很荒謬的傳說。


[176]
 　從奧古斯都在位到查士丁一世，印度-西徐亞人始終統治著這個地區。想瞭解他們的起源和征戰，可以參閱丹維爾的著作。在公元2世紀的時候，他們是統治拉裡斯或稱古澤拉特的君主。


[177]
 　普羅科皮烏斯有的方面會混淆不清，認為這個地點位於裡海這邊，這個關隘現在被稱為韃靼-托帕，即韃靼門戶。


[178]
 　歌革和瑪各是《聖經》提到的城市，所謂防壁純屬子虛烏有之事，但是9世紀的哈里發信以為真，還派人去搜尋，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印象，是來自高加索山區的要道和門戶，以及中國長城的含糊報道。


[179]
 　公元1722年沙皇彼得一世據有德本以後，曾經測量這個邊牆，發現長度是3285俄拓，每拓等於7英尺，所以整個邊牆也不過4英里長。


[180]
 　[譯注]伊索克拉底(436 B.C.—338 B.C.)，雅典的雄辯家和教育家，呼籲希臘人團結起來對抗波斯帝國，在雅典建立學院，教授修辭學和演講術。


[181]
 　[譯注]索福克勒斯(496 B.C.—406 B.C.)，古希臘的詩人和戲劇家，是三大悲劇作家之一，作品有123部劇本，尚有7部流傳於世。


[182]
 　[譯注]歐裡庇得斯(484 B.C.—406 B.C.)，古希臘的戲劇家，是三大悲劇作家之一，作品有90餘部，存世尚有19部，對後世的戲劇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183]
 　[譯注]埃斯基涅斯(389 B.C.—314 B.C.)，雅典政治家和演說家，對於馬其頓的政策與德謨斯提尼發生衝突，相互指控，敗訴後離開雅典，追隨腓力。


[184]
 　[譯注]彼得洛尼烏斯和塞涅卡都是1世紀羅馬的政治家和斯多噶派哲學家，先後涉及尼祿的謀逆案件，被迫自殺。


[185]
 　[譯注]邁納，幣值單位，相當於六十分之一的泰倫。


[186]
 　從這封書信中，顯示出最高法院的偏袒、伊庇鳩魯學生的忠誠、西塞羅的文雅以及羅馬元老院的議員對於希臘的哲學和哲學家混合著尊敬和藐視的心情。


[187]
 　伊庇鳩魯生於公元前342年，他在雅典開辦學院是公元306年，雅典制定毫不留情的法律，可能在同年或次一年。狄奧弗拉斯圖斯是逍遙學派的首腦，也是亞里士多德的門人，也被牽連，受到放逐的懲處。


[188]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時代，異教徒認為他們經歷的苦難，是受到這位英雄的統治所引起的。普羅科盧斯的生日完全符合占星術，他在公元485年去世。


[189]
 　阿戈西阿斯談起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科斯羅伊斯於公元531年登基，第一次與羅馬人和談是在公元533年年初，這一時間符合他在年輕時就獲得的聲譽，也吻合伊希多爾已衰老的年齡。


[190]
 　[譯注]埃皮克泰圖斯(55—135 A.D.)，羅馬斯多噶派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出身奴隸，宣揚宿命論，認為只有意志屬於個人，對於命運只能忍受。


[191]
 　[譯注]老布魯圖斯是公元前6世紀最偉大的羅馬愛國人士，雖然是王族出身，卻要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國，領導人民奮鬥，建立各種制度，為了貫徹理想不惜將其子判處死刑，在公元前507年一次作戰中被殺。


[192]
 　根據馬塞利努斯、維克托、馬略等人的推算，這本《秘史》成書在巴西利烏斯出任執政官後第18年。普羅科皮烏斯說他親眼見到執政官終於被廢止。


[193]
 　[譯注]《七十子希臘文原本聖經》是最古老的希臘文《聖經》，完成的時間大約是公元2世紀的末葉，據傳是由72位猶太學者譯成。


[194]
 　按照尤利烏斯·阿非利加努斯等人的說法，世界在9月1日創造出來，時間是基督誕生前5508年3個月又25天，是公元真正的開始。這種計算的方式，希臘人和東方的基督徒全都使用，就是俄羅斯人也用到彼得一世統治為止。所訂出的這段期間不論多麼武斷，倒是很清楚也很方便。從世界創造開始，7296個年頭轉瞬而過，我們發現其中有3000年是無知和黑暗的時代；2000年則充斥神話和可疑的事件；1000年的古代歷史，始於波斯帝國以及羅馬和雅典共和國；1000年是從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到發現美洲；剩餘的296年將近3個世紀，就是歐洲和人類當前的狀況。我對不使用這個年表感到非常遺憾，覺得它好用得多，因為用基督紀元來計算年代，有時往前數，有時往後數，帶來很多疑問和迷惑。


[195]
 　在第6次大公會議以後(681 A.D.)，東方首先開始使用世界公元。西方的基督公元首次創用是在6世紀，靠年高德劭的比德(637—735 A.D.，英國的天主教神父和教會史學家，死後封為聖徒)在8世紀時大力提倡和倡導才傳播開來，但是使用的合法和普遍要等到10世紀。


[196]
 　普羅科皮烏斯對於汪達爾戰爭的來龍去脈有詳盡的敘述，而且文辭高雅，我有幸獲得指點可以按圖索驥，要是能一直如此就太幸運了。在全力探查希臘原文以後，我認為格勞修斯的拉丁文譯本和庫辛(1627—1707 A.D.，法國歷史學家，希臘古典文學編輯和評論家)的法文譯文，不能完全相信，雖然庫辛校長廣受讚譽，而格勞修斯是當代首屈一指的知名學者。


[197]
 　魯伊納特(1657—1709 A.D.，歷史學家，圖爾的格列高利的著作編輯)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出自聖富爾根蒂尤的傳記，他的門人弟子著述，被巴羅尼烏斯的編年史大量採用，曾經有幾位搜集家刊行。


[198]
 　他憑著哪些心靈或身體的特殊條件能與阿喀琉斯相媲美？是奔跑的速度、體格的健美還是作戰的英勇？汪達爾人閱讀荷馬的著作用哪種語言？難道他講日耳曼語？荷馬的史詩有四種拉丁文譯本，然而不論塞涅卡怎麼讚許，模仿這位希臘詩人的風格，比起翻譯收效更快。但是看來阿喀琉斯的名聲，即使在不識字的蠻族之中，同樣顯赫無比而且廣為人知。


[199]
 　要一年！實在太誇張了。阿非利加的征服可能完成於公元533年9月14日，《查士丁尼法典》的序文中特別加以讚頌，這本法典是在同年的11月21日頒行。要是包括來回航程所需的時間，這種計算方式可以用在我們的「印第安人帝國」(譯按：吉本用來嘲諷要獨立的北美殖民地)。


[200]
 　日耳曼人吉法尼烏斯和維爾塞魯斯極力主張，這位英雄人物是他們的老鄉，阿勒曼努斯是意大利人，當然反對日耳曼人的誇耀作風。貝利薩留的出生地稱作日耳曼尼亞，是色雷斯的一個城鎮，但是我在政府或教會的行省和城市名冊中都找不到這個名字。


[201]
 　貝利薩留的秘書對前兩次波斯戰爭有詳盡而冗長的敘述。


[202]
 　對於使用弓弩抱著成見的人，經常引用狄俄墨德的譴責之詞，或是盧坎(39—65A.D.，詩人)不以為然的看法，然而羅馬人對帕提亞人的箭矢絕不漠然視之。在特洛伊的圍攻作戰中，傲慢的武士嘲笑潘達魯斯、帕裡斯和透克洛斯是婦孺之輩，被他們用弓箭一一射殺。


[203]
 　《伊利亞特》裡描敘：整個比武的場面是多麼緊湊、多麼準確、多麼壯觀，我看見射手泰然自若的神色，我聽到弓弦錚然作響的聲音。


[204]
 　原文提到最大的船隻重達5萬梅丁奈，約合3000噸(通常一個梅丁奈為160羅馬磅)。我提出更合理的解釋，那就是普羅科皮烏斯的希臘度量衡，沒有用合法而常用的摩笛來計算，而1個梅丁奈只合6個摩笛，這樣重量就會大幅減低。非常矛盾的是，狄納爾科斯是演說家，竟發生更奇怪的錯誤。庫辛可能把原文弄錯，把船隻的數量從500艘減到50艘，以致整個皇家艦隊的總噸位只有500噸，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205]
 　我讀到有位希臘立法家，對酗酒的犯罪施以雙倍的懲罰。這種方式看來像是達成政治目的法律，而非合乎道德標準的法律。


[206]
 　甚至3天的時間也夠用，第1天晚上在特內多斯島附近錨泊，第2天航向萊斯波斯島，第3天轉過優比亞海岬，第4天抵達阿爾戈斯。海盜船從赫勒斯滂海峽到斯巴達的港口，通常只要3天。


[207]
 　[譯注]瑪利亞和提納烏姆兩個海岬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南端，中間形成拉哥尼亞灣，船隻通過與西徐亞島之間狹窄的水道，會遭遇突然刮起的狂風，這裡是地中海最危險的海域之一。


[208]
 　[譯注]長度單位，約為3英里，5公里或3海里。


[209]
 　考卡納靠近卡馬裡納，離開敘拉古至少有50英里(350到400個斯塔達)。


[210]
 　普羅科皮烏斯提到的卡普特·瓦達是斯特拉博所說的阿蒙海岬，托勒密稱為布拉卓德斯，現在的名字叫卡保底亞，是一條狹長的斜坡，一直伸入海中。


[211]
 　馬可·安東尼手下有位百夫長表示(他算是具備男子漢的大無畏精神)，不喜歡大海，也不願參加海戰。


[212]
 　蘇勒克特或許是漢尼拔之塔，是座古老的建築物，有點像現在的倫敦塔。貝利薩留向著利普提斯、阿德魯梅圖姆等地進軍，愷撒的《阿非利加戰記》曾經提到，就在同一個地區。


[213]
 　樂園要是按照波斯採用的名稱和樣式，可以拿伊斯法罕的皇家花園做代表。在希臘的傳奇裡，可以看到最完美的模式。


[214]
 　[譯注]汪達爾人的計劃很完美，然而精確的時間配合是成功的先決條件。在一個沒有鐘錶的時代，交通工具又欠缺，要想三個縱隊同時發起作戰，是不可能的事，反而有被敵軍各個擊破的危險。


[215]
 　[譯注]聖西普裡安的事跡，可以參閱本書第16章第10節，聖西普裡安節在9月14日，他遇難的一天。


[216]
 　迦太基的鄰近地區，像是大海、陸地、河流，就像人類的工程一樣，有很大的變化。城市的地峽或稱頸部，現在跟大陸連在一起，根本分不清楚；海港成為一塊乾燥的平原；原來的湖泊或稱潟湖，只能算是沼澤，中間的運河水深有六七英尺。


[217]
 　德爾斐庫姆這個名字來自德爾斐，不論是希臘語還是拉丁語，都用來稱呼神廟裡三腳青銅祭壇，後來傳到羅馬、君士坦丁堡和迦太基，用來作為皇家宴會廳的正式用語。


[218]
 　這類的演說可以表達那個時代或演說者的觀念和看法，我盡量扼要敘述這些觀念，摒棄激昂慷慨的雄辯之詞。


[219]
 　阿非利加的主教將聖奧古斯丁的遺骸帶到他們的放逐地撒丁尼亞，一般人相信是在8世紀時，倫巴第國王勒特普朗德將遺骸從撒丁尼亞運到帕維亞(721 A.D.)。到了公元1695年，該城奧古斯丁修會的修士發現了一座磚砌的拱墓，裡面有大理石棺、銀棺蓋、絲質裹屍布、骨骸和血跡等等，或許還有一塊阿戈斯蒂諾的碑銘，是用哥特文書寫。但是這件轟動一時的發現，因為質疑和猜忌而產生很大的爭論。


[220]
 　休達在阿拉伯人統治之下繁華一時，很多貴族在此興建府邸和宮殿，農業和手工業非常發達，後來遭到葡萄牙人的破壞而沒落。


[221]
 　迪藩(1657—1719 A.D.，法國神學家)提到阿非利加主教權勢的衰退，表示出感歎之意。在教會最為興盛的時代，根據他的計算有690個主教轄區，但是不論每個教區有多大，也不可能同時有這麼多人存在。


[222]
 　丹維爾定出巴普亞山區的位置，接近希波·裡吉烏斯和大海。要是根據普羅科皮烏斯的敘述，就不可能越過希波進行遠距離的追擊。


[223]
 　肖(1694—1751 A.D.，英國探險家和旅行家)對於貝都因人和卡比爾人的生活習性，有非常精確的記錄。從卡比爾人的語言中可以看到摩爾人留下的痕跡，然而變化是這樣大，現代的野蠻人感受到文明是如此深，他們的糧食供應很充足，麵包成為普通食物。


[224]
 　普羅科皮烏斯說是七絃琴，改為豎琴比較合理，從福圖納圖斯的詩句，可以將這兩種樂器很清楚地加以辨別。


[225]
 　希羅多德帶著感情描敘一件很悲傷的事件，埃及的薩梅提庫斯以帝王之尊成為俘虜，過去曾為小事哭泣，然而他面對自己的不幸，卻只是長時期保持沉默。貝利薩留在與埃米利烏斯和佩爾西斯的交談中，可能瞭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也可能從未讀過李維和普魯塔克的作品，憑他慷慨的氣度根本不需要教師。


[226]
 　等到大將軍這個古老的軍事職稱喪失原有意義以後，羅馬常用的飛鳥占卜法這個詞也為基督教所禁止，凱旋式對於一位代表皇帝出征而且是私人豢養的將領，倒是不會產生多大的紛爭。


[227]
 　如果《傳道書》真是所羅門的作品，而不是比較近代的著作，倒是很難讓人信服，雖然有非常虔誠的內容和富於倫理的教訓，但只是用所羅門的名義，以及用他的懺悔作為主題而已，有點像普賴爾(1664—1721 A.D.，英國詩人和外交官)的詩一樣。這是博學多聞和思想自由的格勞修斯提出的看法，他認為《傳道書》和《箴言》蘊含極其廣泛的思想和經驗，看來不像一個猶太人或一個國王所有。


[228]
 　在《馬爾蒙特爾的貝利薩爾》一書中，國王與阿非利加的征服者相遇、晚餐、交談，竟然不知對方是何許人也。顯然是傳奇小說的缺陷，看來不僅是這位英雄，而是每個人都喪失了他們的眼睛或是記憶力。


[229]
 　自從普羅科皮烏斯說起阿特拉斯山有一個民族，可以用白皙的身體和黃色的頭髮加以區別以來，同樣的現象在秘魯的安第斯山也能見到，這很自然地被歸於地勢的高度和空氣的溫度。


[230]
 　雖然有人抗議，根西裡克還是要拋棄日耳曼的汪達爾人，並沒有給予正式答覆。在阿非利加的汪達爾人嘲笑這個人過於謹慎，而且也瞧不起歐洲的族人在森林裡的貧苦生活。


[231]
 　在公元1687年，托利烏斯從一位知名的選侯口中聽到此事，說是勃蘭登堡的汪達爾人具有皇室的血統，但是不為人所知，他們富於反叛的精神，可以聚集五六千人馬，獲得一些火炮，等等。選侯所說的話是誠實不虛的，但托利烏斯的話值得懷疑。


[232]
 　普羅科皮烏斯對此事完全不知道。在達戈伯特統治的時代(630 A.D.)，斯拉夫部族像是索布人和維尼第人，已經在圖林吉亞的邊界上定居。


[233]
 　薩路斯特提過摩爾人，說他們是赫爾克裡斯的軍隊被擊潰以後的殘餘人員。普羅科皮烏斯認為他們是卡納尼亞人的後裔，為了逃避強盜約書亞而來到這裡，他引用兩根石柱上面腓尼基文的銘刻為證。我相信是有石柱，但是懷疑上面的銘文，同時我也不接受他們提到的淵源說法。


[234]
 　維吉爾和梅拉(1世紀拉丁地理學家)敘述阿非利加牧民漂泊不定的生活，與阿拉伯人和韃靼人沒有多大差別，肖是這兩位詩人和這位地理學家最好的註釋者。


[235]
 　贈送的禮物通常是一根權杖、一頂皇冠、一襲白色的斗篷，還有就是繡著花紋的長袍和鞋子，全部都用金和銀來作為裝飾。除了這些貴重的金屬以外，他們也接受錢幣。


[236]
 　所羅門被召回君士坦丁堡，後來又再度恢復原來的職務，最後一次勝利是查士丁尼在位第13年(539 A.D.)。他在幼年時發生意外才成為宦官，其他的羅馬將領都長著濃密的鬍鬚。


[237]
 　古代的人證實馬非常厭惡駱駝，從經驗得知這是毫無根據的說法，東方人是最佳評審，覺得這種誤解很可笑。


[238]
 　普羅科皮烏斯是第一個描述山城奧拉修斯的人，可以拿來與利奧·阿非利加努斯、馬摩爾和肖的記載做個比較。


[239]
 　[譯注]蘭伯撒是羅馬人為了衛戍努米底亞，在公元81年所建立的軍事基地，是著名的第三軍團駐紮的位置。這個軍團以奧古斯都為名，維持到第三世紀才逐漸沒落，基地後來成為廢墟。


[240]
 　參閱伊希多爾最早的《編年史》以及馬裡亞納的《西班牙史》第五和第六卷，等到西哥特人重新回歸天主教以後，羅馬人最後還是被他們的國王蘇因提拉趕走。


[241]
 　利利巴厄姆是迦太基人建立，在第一次布匿戰爭時，不僅是堅強的據點，也是優良的港口，是兩個民族要爭奪的重要目標。


[242]
 　狄奧多里克征服意大利以後，大約是公元495年，與克洛維的妹妹奧德弗麗達結婚，尤塔裡克和阿馬拉桑夏的婚禮是在公元515年。


[243]
 　普羅科皮烏斯提到狄奧多里克過世時，阿薩拉裡克是年僅8歲的小孩。要是按照卡西多里烏斯權威的說法，年齡還要大2歲。


[244]
 　伊特魯裡亞相鄰的城鎮把這個湖稱為武爾西尼思西斯或是塔昆尼恩西斯，四周都是白色的岩石，湖裡盛產魚類，還有很多野生的禽鳥。小普林尼說有兩個林木茂密的小島漂浮在水面，如果是神話故事，古人怎麼全都相信！如果是事實，現代人真不小心！然而從普林尼那個時代以後，小島就留在原地不再移動，而且面積慢慢增加不少。


[245]
 　然而普羅科皮烏斯不相信自己獲得的證據，推翻了自己在正史中的觀點。從甘德麗娜王后致狄奧多拉女皇的書信中，可以得知此事，比亞很用心地加以註釋。


[246]
 　[譯注]羅馬和迦太基發生三次布匿戰爭，第一次是從公元前264年打到公元前241年，羅馬人在伊加特斯海戰獲得勝利，雙方簽訂和約，迦太基將西西里割讓給羅馬，建立了第一個行省。


[247]
 　敘拉古在古代被分為5個區，不僅面積廣大而且建築物富麗堂皇，西塞羅、斯特拉博和西庫拉都有詳盡的描述。奧古斯都重建了一座新城，面積縮小，位於鄰近的小島。


[248]
 　貝利薩留重回西西里一事，普羅科皮烏斯的記載非常清楚。一位知名的學者對此產生誤解，還要加以指責，真令我大感驚異。


[249]
 　羅馬建城之初，古老的阿爾巴已經受到摧毀，在同一處地點或者加上鄰近地區，陸續成為：(1)龐培等人的莊園；(2)禁衛軍支隊的營地；(3)現在的主教城市阿爾巴努姆或是阿爾巴諾。


[250]
 　西比萊神諭早已有記載，詞句雖然曖昧，但是充滿不祥的意味，編者奧普索庇斯以不為人知的文字記載。馬爾特瑞特神父承諾要加以註釋，但是一直沒有結果。


[251]
 　普羅科皮烏斯的《年代記》很多地方模仿修昔底德(公元前5世紀末希臘歷史學家，著有《伯羅奔尼撒戰史》)，對於查士丁尼或哥特戰爭的記事，都從每年的春季開始。要是與巴羅尼烏斯的《編年史》比較，最早的時期與公元535年4月1日完全吻合，但不是公元536年。然而有些章節不符普羅科皮烏斯自己記錄的日期，與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也不一致。


[252]
 　維吉爾、賀拉斯、伊塔利庫斯和斯塔提烏斯這些羅馬詩人，全部歌頌那不勒斯的悠閒生活。斯塔提烏斯認為最困難的任務，是拉著妻子離開歡樂的羅馬，來到此地過平靜的退休日子。


[253]
 　羅傑一世在征服那不勒斯以後，要把這個城市當成新王國的首都，所以才詳細地測量。這座城市的周長現在是12英里，在歐洲的基督教地區名列第3，在這樣的空間裡有35萬居民，比世界任何地點的密度都大。


[254]
 　通常一步的距離按照法國的標準是22英吋，這種計算並不嚴謹，所以2363步還不到1英里。


[255]
 　教皇西爾維裡烏斯為了屠殺事件嚴詞譴責貝利薩留。後來貝利薩留盡力增加那不勒斯的人口，把大批阿非利加俘虜運到西西里、卡拉布裡亞和阿普利亞。


[256]
 　貝內文圖姆是梅勒阿格爾的侄兒狄俄墨德所建立，卡利多尼亞人的出獵是野蠻生活的寫照，30或40名英雄聯合起來對付一隻豬，這群野蠻人為了豬頭而與一名婦女爭吵。


[257]
 　克盧維裡烏斯(1580—1632 A.D.，意大利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對德辛諾維烏姆感到困惑，把它跟烏芬斯河混為一談，這是一條19英里長的運河，從阿皮伊廣場通到特拉奇納，賀拉斯夜晚在此上船。盧坎、迪翁·卡修斯和卡西多里烏斯都提到德辛諾維烏姆，河道曾經在淤塞以後又經過疏濬，最後還是湮滅，無跡可尋。


[258]
 　一個猶太人最高興的事，莫過於藐視和痛恨所有的基督徒。他圈圍了三群豬，每群都是10頭豬，用哥特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名稱來加以區別。第一群幾乎都死光，第二群還活著，第三群死去一半，剩下的都失去鬃毛。這件事的象徵不能說不恰當。


[259]
 　羅馬第一次的光復，年份很確定是公元536年，從一系列的大事可以推斷，而不是從修正或篡改過的普羅科皮烏斯原文。根據埃法格裡烏斯的資料，月份是12月也沒問題，但是日期是10日，尼西弗魯斯提出的證據不足。對於這些確定的年代記，要感激帕吉勤勉的工作和正確的判斷。


[260]
 　[譯注]這三個城鎮都在羅馬的北部，分別控制著埃米利亞、卡西亞和弗拉米尼亞這三條主要的大道，是屏障羅馬北方的要點。


[261]
 　希臘文稱它是棗色馬或紅色馬，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稱呼，維吉爾用「棕櫚枝」來表示，也是紅色的同義語。


[262]
 　原文是希臘語，在拉丁文和英文中都沒有適當的稱呼，他的身份是軍官，與羅馬的鷹幟手還是有所區別。


[263]
 　[譯注]這位亨利四世是15世紀的英格蘭國王，皮洛斯是公元前3世紀的希臘國王，還有就是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他們都是作戰時身先士卒的統帥，絕非浪得虛名之輩。在歷史上真正勇敢的君主之中，瑞典國王查理十二要位列前茅，後來在作戰中陣亡。


[264]
 　丹維爾在公元1756年的著作中，畫出比例較小的羅馬平面圖，不過比1738年他為羅林歷史書中所畫的更精確，經驗改進了他的知識。他並沒有採用羅西的地理學，而是諾利(當代羅馬製圖家)更為新穎的地圖，將普林尼古老的度量從13英里減到8英里，當然改變原文比移去山丘和建築物要方便得多(譯按：8是VIII，而13是XIII，很容易發生錯誤)。


[265]
 　拉巴特(1663—1738 A.D.，旅行家)在公元1709年計算的人數是138568個基督徒，除此以外還有8000或1萬名猶太人。到了公元1763年增加為16萬人。


[266]
 　納爾迪尼(死於公元1661年，歷史學家)的眼光高人一等，能夠區別貝利薩留在倉促間興建的工程。


[267]
 　普羅科皮烏斯特別提到，城牆的上部有裂縫而且傾斜得很厲害，到現在還可以看見。


[268]
 　普羅科皮烏斯的作品中，這一段表達很清楚而顯得非常突出，但是利普修斯(1547—1606 A.D.，荷蘭學者和政治理論家)並不知道。這種投射機具的希臘名稱叫「野驢」，是綽號，我曾看到梅爾維爾將軍所仿造的一個模型，當然比古人要高明很多。


[269]
 　普羅科皮烏斯所描述的陵寢或堤防，在羅馬同類建築物中建得最早也最好，高度超過城牆。在諾利的大平面圖上，每邊的長度有260英尺。


[270]
 　[譯注]利西波斯是公元前4世紀希臘雕塑家，作品以人體為主，軀幹修長，頭部較小，形成新的風格，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據稱一生創作有1500件，沒有作品存世。


[271]
 　普拉克西特勒斯擅長雕塑牧神，只有雅典的那一座是傑出作品，羅馬此類雕像有30多座。烏爾班八世時，要清理聖安傑洛的壕溝，工人發現「睡中的牧神」這座有名的雕像，原來置放在巴貝裡尼皇宮，但是美麗的作品已失去一隻腳、大腿和右臂。


[272]
 　普羅科皮烏斯對雅努斯神廟的描述非常逼真，這是拉丁姆本土的神明，羅慕路斯和努馬時代最早的城市，一度以雅努斯作為城門的名字。維吉爾像個詩人也像位古物學家一般敘述古老的儀式。


[273]
 　維瓦裡烏姆是新城牆的一個角落，用岔道連起來，野獸被趕到那裡就出不來。這種場地在納爾迪尼的作品中還可以看到，諾利的新羅馬平面圖也加以保留。


[274]
 　羅馬人使用的號角和各種音響信號，可以參閱利普修斯的作品。衝鋒用銅製的馬號，退卻用皮或輕木製的步兵號，這是由普羅科皮烏斯建議的，被貝利薩留採用。


[275]
 　[譯注]羅馬的供水渠道除了供應用水，還用來推動數以百計的水磨，是動力的主要來源。等到供水渠道破壞以後，整個社會生活隨之發生重大的變化。


[276]
 　普羅科皮烏斯忘記提這些供水渠道的名字，而且離羅馬有一段距離，本地的作家無法確定，地圖上也找不到。但是離羅馬7到8英里處，在到阿爾巴諾的路邊，位於拉丁大道和阿庇安大道之間，我發現這段供水渠道的遺跡，拱道(長約630步)的高度有25英尺。


[277]
 　他們用騾肉來做香腸，要是這種牲口死於瘟疫那就太不衛生了，著名的博洛尼亞香腸有人說是用驢肉製作。


[278]
 　這裡的宮殿、山丘和鄰近的城門，名字都來自元老院議員平修斯，有些新近發現的廟宇和教堂遺跡，現在經過修整以後成為米尼姆斯花園。貝利薩留把大本營設在平西安門和薩拉裡亞門之間。


[279]
 　貝利薩留的身份是代表皇帝，即使在圍城期間，還是要維持拜占庭宮廷高高在上的禮儀。


[280]
 　對這樣褻瀆神聖的行為，普羅科皮烏斯是清楚來龍去脈的證人，但是他對此卻含糊其詞。利貝拉圖斯和安納斯塔修斯的敘述都很奇特，但是情緒非常激動，紅衣主教巴羅尼烏斯的咒罵不無道理。


[281]
 　奧勒良把古老的卡皮納門移開，遷到現在聖塞巴斯蒂安門的位置，或許是在附近。這個令人憑弔的神聖地點有埃格裡安的樹叢、努馬的紀念碑、凱旋門，以及西庇阿、梅泰利等人的墓地。


[282]
 　安納斯塔修斯保有「嗜血者」的頭銜，這是恭維他像老虎一樣勇猛。


[283]
 　普羅科皮烏斯在公開的歷史著作裡提到這件事的處理方式，保持一貫坦誠或謹慎的態度，《秘史》裡的敘述則充滿惡意，或是毫無忌憚。但是馬塞利努斯和後續的史家，對於君士坦丁的死是有預謀一說，很不以為然。君士坦丁在羅馬和斯波萊托都立下了大功。


[284]
 　赫魯利人在納爾塞斯離開以後，不願留在軍中服役，把俘虜和牛只賣給哥特人，同時發誓不再與哥特人為敵。普羅科皮烏斯放入有趣的插曲，形容這個喜歡到處漂泊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冒險行動，說有一部分赫魯利人最後遷移到圖勒，即斯堪的那維亞半島。


[285]
 　巴羅尼烏斯稱許達提烏斯的叛變，為正統教會的主教提出辯護。比較理性的穆拉托裡暗示他犯下偽證罪，至少達提烏斯的行為太過於魯莽，這點就應受到責備。


[286]
 　聖達提烏斯對付魔鬼比抗拒蠻族更為成功，他旅行時帶著成群的隨從，在科林斯要佔用一所很大的房屋。


[287]
 　然而根本不可能有這樣多的人口，只要喪生的人數只有原文的十分之一，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就足夠排名第二或第三。米蘭和熱那亞不到30年就恢復了原狀。


[288]
 　除了普羅科皮烏斯以外，其他的羅馬人也同意法蘭克人有10萬大軍，可以參閱馬略和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以及喬南德斯和圖爾的格列高利有關資料。格列高利認為貝利薩留吃了敗仗，艾莫因則認為他被法蘭克人殺死。


[289]
 　即使狄奧德伯特能夠引誘或是制服在潘諾尼亞的格庇德人或倫巴第人，希臘歷史學家也認為他們會在色雷斯遭到消滅。


[290]
 　我並沒有陷入種屬和名稱的迷宮之中，歐洲對野牛有很多不同的稱呼。6世紀時，在洛林的孚日山脈以及阿登山地的廣大森林裡，可以獵獲一種大型野牛，長著很長的角，非常凶狠。


[291]
 　國王用長矛指出野牛的位置，野牛撞倒一棵樹，打中他的頭，結果他在當天送掉性命，這是阿戈西阿斯說的故事。但是法國早期的歷史學家認為他死於熱病。


[292]
 　從嚴格的哲學觀點來看，戰爭權利的限制必然毫無意義而且充滿矛盾。格勞修斯對於下毒和傳染就很難區分清楚。他追求雙方的平衡，一邊是荷馬及弗洛魯斯(2世紀末，詩人和羅馬歷史學家)的著作，一方則是梭倫和貝利薩留的案例。然而，我認為對利益和正當性要同時考慮，無論是權宜還是正式的表達，雙方應該同意禁絕某種方式的敵對行為。


[293]
 　哥特人懷疑馬塔蘇因沙是這件災難事件的幫兇，也有人認為是被雷電擊中引起火災。


[294]
 　貝利薩留在圍攻奧克西姆時，一開始就花很大力氣破壞供水渠道，然後把屍首、有害的藥草和生石灰丟進敵人飲用的水源。


[295]
 　拉文納的攻佔不是公元540年，而是公元539年年底。穆拉托裡修正帕吉的錯誤，他從一份古老的文件獲得證明，在公元540年1月3日之前，拉文納和法恩札之間恢復了和平與自由的聯繫。


[296]
 　維提吉斯被「嗜血者」約翰捉住，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在朱利艾大會堂立下誓約。安納斯塔休斯對這件事的記載含糊不清，馬斯庫引用蒙弗孔的說法，說有一個許願盾牌作為曾經俘虜維提吉斯的象徵，成為蘭迪先生的收藏品，蘭迪先生現在住在羅馬。


[297]
 　維提吉斯在君士坦丁堡住了2年才過世，他的遺孀馬塔蘇因沙後來成為大公的妻子和母親，大公就是老日耳曼努斯，他的兒子也是大公。這樣等於將安尼西安家族和阿馬利王族的血統結合起來。


[298]
 　艾莫因是11世紀法國的一位僧侶，獲得一些可信的貝利薩留資料，但資料又遭毀損，說他的名下有1.2萬名奴隸和1.8萬名士兵。


[299]
 　公元537年11月佛提烏奉命逮捕教皇。大約在公元539年年底，貝利薩留派狄奧多西到拉文納，參加一個非常重要而又容易搞錢的委員會。


[300]
 　狄奧菲尼斯說他的名字叫法提努斯，是貝利薩留的女婿，米斯西拉和安納斯塔修斯的歷史著作加以引用。


[301]
 　閱讀希羅多德的著作是一種樂事，而不是負擔。薛西斯和德馬拉圖斯在溫泉關的談話，是歷史上讓人感到興趣盎然而又極具啟發意義的一幕。高貴的斯巴達人看到國人表現出的德操，真是痛不欲生。


[302]
 　[譯注]梅奧蒂斯湖就是今天的亞速夫海，克里米亞的刻赤半島形成很狹窄的海峽，與黑海相通。


[303]
 　只有少數人更能深刻體會光榮和恥辱的滋味。沒有人能像尤維納利斯(公元1世紀羅馬的諷刺詩人)那樣，對於命運的無常和願望的落空，寫出令人深受感動的諷刺詩。


[304]
 　普羅科皮烏斯把最後一個形容詞翻譯成「海盜」，實在是過譽之詞。他們只能算是海上的小偷，剝取衣服以傷害或羞辱別人而已。


[305]
 　阿戈西阿斯認為查士丁尼到了老年，才成為個性軟弱的皇帝，帝國也跟著沒落。但是，唉！查士丁尼從來沒有年輕過。


[306]
 　普羅科皮烏斯將這個有害的政策歸之於皇帝，在他寫給西徐亞君主的信中，已經表示得很清楚。


[307]
 　學識淵博的地理學家都認為倫巴第人居於易北河的對岸，在馬格德堡的主教轄區之內，位於前往勃蘭登堡的半途。赫岑貝裡伯爵基於愛國心也同意，很多蠻族征服者從這塊國土崛起，就是現在還以普魯士的軍隊知名於世。


[308]
 　沃爾尼弗裡德是一位輔祭，他提到哥特人和倫巴第人的先世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克盧維裡烏斯是土生土長的普魯士人，對這個看法極力表示反對，但是曾任瑞典大使的格勞修斯對此加以辯護。


[309]
 　狄阿科尼烏斯敘述兩件事實，用來表示赫魯利人的生活方式：(1)徵兵登記；(2)種植亞麻，跟個人的財產、商業、農業和手工業都發生連帶的關係。


[310]
 　我採用「保加利亞人」這個稱呼，是來自英諾狄烏斯、喬南德斯、狄奧菲尼斯以及卡西多里烏斯和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要是稱他們是匈奴人實在太過於含糊籠統，說成卡托古裡亞人或烏托古裡亞人的部族，又分得太細而且聽起來很刺耳。


[311]
 　根據普羅科皮烏斯的記載，君主的口頭傳話被當成書信，表現出原始的風格和各種比喻。


[312]
 　米蘭圖書館發現一份公元550年的手稿殘本，上面有張表列出村莊的數目。那個時代的地理知識非常有限，對於比亞伯爵的耐心是很大的考驗。這位法國大臣需要撒克遜人或是波蘭人擔任嚮導，否則就會在荒野中迷失。


[313]
 　薩爾馬提亞人把粟米煮成粥，再加進去馬乳或是馬血供人食用。現代農夫比較富裕，粟米用來喂家禽而不是拿來養活戰士。


[314]
 　斯拉夫人的姓氏和家族、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可以參閱最早的資料，出現在6世紀普羅科皮烏斯和莫裡斯皇帝的著作之中。就我所瞭解，莫裡斯的《戰略學》是公元1664年在烏普薩出版，編輯謝弗將之放在阿里安的《戰術學》後面。對我而言，這本書很難看得懂，這倒是少見的事。


[315]
 　在查士丁尼的文書和碑銘上，官方的稱呼是安提庫斯人，他的繼承人也採用了這一稱呼，虔誠的路德維希證實所言不虛，給中世紀的民眾帶來很大的困擾。


[316]
 　普羅科皮烏斯認為匈奴人的入侵與公元531年發現彗星有關，阿戈西阿斯從前輩那裡引用早年發生的事實。


[317]
 　普羅科皮烏斯提到斯拉夫人的殘酷行為，對其加以渲染誇大。同樣可以參考莫裡斯皇帝的記載，說他們對於犯人溫和而且寬大，這是比較晚期的事。


[318]
 　托庇魯斯位於色雷斯或馬其頓，面對薩索斯島，很靠近腓力比，離君士坦丁堡有12天的行程。


[319]
 　要是按照《秘史》所提的含有惡意的證據，這些入侵的行動使多瑙河以南的行省殘破有如西徐亞的荒野。


[320]
 　[譯注]Turks可以譯成突厥人或土耳其人，由於中亞一帶草原民族的遷徙非常頻繁，他們的稱呼不僅會產生錯誤，而且更容易混淆不清。本書簡略的區分是伊斯蘭教建立之前將Turks譯為突厥人，以後譯為土耳其人。


[321]
 　原文是從卡夫山到卡夫山，合理的說法應該是從伊繆斯山到阿特拉斯山。依據伊斯蘭教的宗教宇宙觀，卡夫山的基礎是一整塊翡翠，反射到天空中使之成為青色。整個山脈的根部非常敏感，會產生振動，在神的指使之下變成地震。


[322]
 　西伯利亞的鐵礦蘊藏極為豐富，聞名於世，俄羅斯人現在在南部開採60多個礦區。突厥人將鋼鐵當作商品出售，然而羅馬使臣非常固執，認為他們根本不出產鋼鐵，所聽到的消息全部都是空穴來風的詭計。


[323]
 　根據蒙古人的傳說，他們在山中待了450年，中國人記載匈奴人和突厥人的歷史，其中這段史實完全吻合。從這個時期到成吉思汗，已經過了20代。


[324]
 　突厥人當年的國土，現在是卡爾梅克人居住的地方，這在《韃靼譜系史》都有記載。法國翻譯家有詳盡的註釋，英文譯本第二卷增加了內容，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


[325]
 　[譯注]堪察加人是古老的亞洲民族，通古斯族的一個分支，住在堪察加半島的南部，以漁獵維生。


[326]
 　事實雖然如此，但嚴格說接近北極圈的應該是一個更次級的部落，或是一個後來才出現的部族。


[327]
 　普羅科皮烏斯認定卡法和古老城市博斯普魯斯之間的距離，沒有超過16個韃靼裡格。


[328]
 　要是按照德吉涅斯的地理學，提爾河或圖拉河雖然受到牧民的感激，但只是沙漠中的一條小溪流，注入鄂爾渾河或塞林加河，可以參閱貝爾的著作《從彼得堡到北京的旅程》，然而他的敘述是基特河，順流而下航向鄂畢河，就把這條支流稱為黑水河。


[329]
 　[譯注]阿瓦爾人是中國歷史上柔然人的後裔，是東胡的一支，屬於拓跋部，魏晉南北朝居於漠北地區。


[330]
 　就是在德吉涅斯的眼裡，也沒有看到狄奧菲拉克特所謂的真正阿瓦爾人，還有誰比假的阿瓦爾人更聞名於世？流亡的奧戈爾斯人有權獲得這種稱呼，突厥人也承認。


[331]
 　《韃靼譜系史》和丹維爾的地圖都找得到阿蘭人，他們抗拒成吉思汗的將領沿著裡海的進軍，結果在一場大戰中全軍覆沒。


[332]
 　狄奧菲尼斯和歷史學家米斯西拉，好像曾經與查士丁尼談到一位突厥的使臣，這件事德吉涅斯也很清楚。但是要說提到的是馬尼阿克，一定是首位抵達君士坦丁堡的使臣，應該是查士丁尼的繼承人查士丁二世在位第4年。


[333]
 　俄羅斯人在葉尼塞河與額爾齊斯河地區看到很原始的象形文字，一般都出現在獎章、墳墓、神像、岩石和尖碑上面。海德博士認出其中兩個字母，很像藏文或者是伊果爾人使用的文字。我一直感到懷疑，所有西徐亞人以及部分印度人有關科學的知識，是否來自巴克特裡亞納的希臘人。


[334]
 　有關「婦女共有」這條新的法律，名氣之響亮很快傳遍敘利亞和希臘。


[335]
 　科巴德將自己的妻子和妹妹奉獻給先知瑪茲達克，但是努息萬的祈禱救了母親。這位氣憤的君主從未忘記所受的傷害，但是為了盡孝道，也只有無可奈何。


[336]
 　普羅科盧斯的說法不是太過於聰明嗎？所謂的危險不是出於個人的想像嗎？這種借口等於在侮辱一個民族，他們也運用文字，有各種規章制度。至於波斯是否採用某種收養的方式，這點我非常懷疑。


[337]
 　帕吉從普羅科皮烏斯和阿戈西阿斯的作品裡獲得資料，證明科斯羅伊斯·努息萬登基是在查士丁尼在位第5年(時間是公元531年4月1日到532年4月1日)，但是根據約翰·馬拉拉校正過的年代記，與希臘和東方的年表完全符合。卡巴德斯或科巴德在位的時間是43年2個月，公元531年9月8日生病，9月13日死亡，年齡是82歲。根據歐提索烏斯的編年史，努息萬在位47年6個月，他的過世日期應該在公元579年3月的某一天。


[338]
 　伊斯法罕皇宮的大門是罷黜或處死官員的地點。


[339]
 　波斯有專門負責水利的官員，水井和地下渠道已經減少很多，肥沃的土壤也跟著減少。陶裡斯山脈附近最近就失去400個水井，呼羅珊行省水井的數量一度達到4.2萬個。


[340]
 　在科斯羅伊斯出生1000多年以前，波斯法官已提出正式的意見：國王的行事可以隨心所欲，不受法律的限制。參閱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三卷三十一節。


[341]
 　阿戈西阿斯對於希臘文譯本、哲學家和詭辯家的看法、科斯羅伊斯的學識或無知、波斯的文學狀況等提出很多資料，也展現出強烈的偏見。


[342]
 　《納米哈沙王傳》亦稱《國王之書》，或許是最早的歷史記錄，翻譯家塞爾吉烏斯將它譯成希臘文，伊斯蘭教完成征服以後還繼續保存著，公元994年波斯的民族詩人弗爾杜西改寫為韻文。


[343]
 　在5世紀時，雷斯托姆或稱洛斯塔姆在亞美尼亞是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他的力氣抵得過12頭大象。到了7世紀初葉，洛斯塔姆和伊斯芬迪亞爾的波斯傳奇在麥加廣受讚譽，倒是能夠說明對娛樂的需要重於歷史，這點並不是馬拉西的見解(譯按：在前面的第三章有羅斯坦，第二十三章有雷斯坦，都是波斯的傳奇人物)。


[344]
 　科巴德有個受寵的希臘醫生是埃德薩的斯蒂芬。古代就有類似的狀況，希羅多德提到克羅托納地方的德摩西德斯以及他的冒險事跡(參閱《歷史》第三卷第125至137節)。


[345]
 　有一份條約裡加上很光榮的條款，那就是對正統基督徒的宗教寬容以及葬禮的認同。努什扎德是科斯羅伊斯的兒子，是個基督徒，也是叛徒，難道是殉教者？


[346]
 　[譯注]用來稱呼亞里士多德，斯塔吉拉是他的故鄉。


[347]
 　有關這本寓言，我找到了三種不同語言的版本：(1)希臘文譯本是西米恩·塞斯從阿拉伯文轉譯(1100 A.D.)，公元1697年斯塔克在柏林出版；(2)拉丁文譯本從希臘文轉譯，普桑神父將它放在他所編的《帕契默文集》後面；(3)法文譯本是從土耳其文轉譯，公元1540年奉索利曼蘇丹的指示辦理。沃頓(1728—1790 A.D.，英國詩人、歷史學家和古典學者)對這些譯文可以發揮他的長才。


[348]
 　[譯注]《斐德羅篇》是柏拉圖最偉大的對話錄之一，討論的主題是愛與美。


[349]
 　簽訂和批准永久的和平條約，是查士丁尼在位第六年以及第三任執政官就任時期發生的事(公元533年1月1日到4月1日)，馬塞利努斯在他的編年史裡，運用梅德人和波斯人的風格。


[350]
 　希拉國王阿爾蒙達爾，科巴德逼他遜位下台，後來科斯羅伊斯讓他復位登基。他的母親非常美麗，被人讚譽為「天堂之泉」，後來這成為世襲的稱號，可以基於高貴的理由(比如在饑饉發生時的慷慨好施)，賞給在敘利亞的阿拉伯王公。


[351]
 　我們對於strata拉丁字的名稱和含意根本不清楚，這條石砌的道路從奧蘭奈提斯到巴比倫尼亞有10天的行程。韋塞林(1692—1764 A.D.，圖書館館長和法學家)和丹維爾對這件事不發表意見。


[352]
 　我把亞美尼亞的阿爾薩西德斯和哥特使臣所說的兩篇演說詞，用很短的言辭將要表達的意思綜合起來。普羅科皮烏斯在公開發表的歷史著作中，讓我們感覺到查士丁尼是引起戰爭的始作俑者。


[353]
 　普羅科皮烏斯非常詳盡而且正式地記敘了敘利亞的入侵、安條克的毀滅等，從東方只能得到一點旁證的幫助。德貝洛(1625—1695 A.D.，法國東方學家)責怪別人誤將查士丁尼和科斯羅伊斯歸為同時代的人物時，他自己應感到慚愧才對。有關戰爭發生的地點這些地理學的問題，丹維爾提出令人滿意的說明和解釋。


[354]
 　普羅科皮烏斯在公開的歷史著作中已經說得很清楚。除了很少的例外，我們對於《秘史》中惡意的竊竊私語，可以充耳不聞。


[355]
 　薩路斯特和阿里安分別用拉丁文和希臘文，寫了一本《環航記》，內容是描寫環繞黑海的航行：(1)薩路斯特的作品早已散失，經過第戎議會的第一任主席布洛西斯極為獨特的努力，將可以搜集到的資料，包括薩路斯特可能獲得的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斷簡殘篇，再根據這位羅馬歷史學家的特殊風格，重新寫出這部著作；(2)阿里安的《環航記》是寫給哈德良皇帝，包括這位本都總督的所見所聞，其中由特拉布宗到狄奧斯庫裡阿斯是他親眼所見，從狄奧斯庫裡阿斯到多瑙河口是他聽旁人所說。


[356]
 　除了從詩人、歷史學家和古物學家獲得一些暗示之外，可以參閱斯特波拉和普林尼對科爾克斯有關地理狀況的敘述。


[357]
 　我對於明戈瑞利亞和鄰近地區，曾經引用三種比較現代的著作：(1)來自蘭貝蒂神父的敘述，他擔任傳教士，有豐富的學識，難免在某些方面帶有偏見；(2)來自夏爾丹(1643—1713 A.D.，法國珠寶商及旅行家)的遊記，他的觀察非常詳盡而且深入，冒險的精神對讀者更能產生啟發的作用；(3)來自佩索尼爾的作品，他是法國的領事，在卡法居住了很久的時間，他的經驗比學識更有價值。


[358]
 　科爾克斯的金礦和銀礦吸引阿爾戈號的冒險行動，有見識的夏爾丹在礦區、河流或任何地點都沒有發現黃金。然而有個明戈瑞利亞人在君士坦丁堡展示家鄉的黃金樣品，結果連自己的手和腳都被人砍掉。


[359]
 　根據布豐所搜集的資料，博物學家和旅行家異口同聲贊成這種說法。要是在希羅多德的時代，這個地方的居民就保持這種特色，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寶貴的事實，證明水土氣候對一個外國殖民地會發生影響。


[360]
 　明戈瑞利亞的使臣帶著200人來到君士坦丁堡，但是一天一天過去，他逐漸將他們賣掉，直到所有的隨員最後只剩下一個秘書和兩個男僕。一個明戈瑞利亞人為了贖回情婦，把12個祭司以及自己的妻子賣給突厥人。


[361]
 　然而我們要避免夏爾丹另一極端的看法，他認為不到2萬居民的地方，每年可以輸出1.2萬名奴隸，對於一個有見識的旅行家而言，實在太荒謬。


[362]
 　希羅多德在《歷史》第三卷第97節提到，科爾克斯人派出軍隊參加薛西斯的陣營，展開遠征行動，對抗希臘人。


[363]
 　在普羅科皮烏斯的時代，費西斯河沒有羅馬人的城堡。聽到波斯傳出要進攻的謠言，守備部隊立刻從皮提烏斯和塞巴斯托波裡斯撤離，但是後者在查士丁尼手中被收復。


[364]
 　在普林尼、阿里安和托勒密的時代，拉齊人是科爾克斯北部邊緣地區一個很特殊的部落。等到了查士丁尼的時代，他們散佈到整個國土，至少這個地區都受他們的統治。到目前為止，他們沿著海岸遷移，抵達特拉布宗，成為一個行為粗魯的航海民族，使用非常特別的語言。


[365]
 　事實可信，但是日期太近了。提到他們的波斯人同盟、與查士丁尼同時的拉齊人使用已經廢止的語言。難道他們能與喪失聯繫達20年之久的國家保持正常的關係？


[366]
 　佩特拉存在的唯一證據，保存在普羅科皮烏斯和阿戈西阿斯的作品之中。拉齊卡大部分市鎮和城堡，被拿來與蘭貝蒂繪製的明戈瑞利亞地圖加以對照，都可以發現它們的名字和位置。


[367]
 　在公元1618，1619和1620年時，瓦勒(1586—1652 A.D.，羅馬旅行家)在與阿拔斯沙王的談話中，極力鼓勵波斯和歐洲各國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土耳其。


[368]
 　可以參閱希羅多德、拉爾謝、普羅科皮烏斯和阿戈西阿斯的作品，其中希羅多德較不確定。《阿維斯陀聖書》同意這種葬禮的方式，就是波斯國王也要比照辦理，說埋葬波斯國王只是希臘人的杜撰，事實上國王的墳墓不過是紀念塔而已。


[369]
 　將人活活剝皮的懲罰並不是沙普爾引進波斯的。馬斯亞斯的弗裡吉亞吹笛人是個很可笑的故事，也不可能被倣傚，但阿戈西阿斯非常愚蠢，竟然當作先例來引用。


[370]
 　君士坦丁堡皇宮有30個稱為「沉默者」的位階，也算是榮譽頭銜，用來授予不負實際職責的元老院議員。


[371]
 　阿戈西阿斯在這篇立論公正的演說詞裡，有18或20頁是華麗無用的陳腔濫調。他因無知和粗心而完全忽略了最主要的論點，那就是拉齊卡國王上次的叛亂行為。


[372]
 　普羅科皮烏斯提及拉文納的哥特人宮廷所採用的辦法，土耳其、俄羅斯和中國對外國使臣不僅嚴加防範，而且要求極為苛刻。


[373]
 　這些人具有阿拉伯人的外貌和膚色，已在阿比西尼亞殖民地延續3400年之久。鄰近和同一地區出現黑人，不僅僅是氣候因素，主要還是種族的影響。


[374]
 　葡萄牙傳教士、阿爾瓦雷茲、貝爾穆德茲、洛波和特勒茲僅提到現代的阿比西尼亞人，有的是親眼所見，也有的出於杜撰。博學的盧多法斯懂得25種語言，對於瞭解阿比西尼亞人的古代歷史卻只有一點貢獻。然而也門的征服者卡勒德的名聲，卻能留存在民謠和傳奇之中。


[375]
 　內格拉這個城市位於也門，四周環繞著椰棗樹林，有大路通往首都薩阿納和麥加，駝商隊到前者的行程是10天，到後者是20天。


[376]
 　殉教者聖阿里薩斯是內格拉的君主，隨著殉難的人員有340名，後來寫成尼西弗魯斯的傳奇故事，巴羅尼烏斯特別加以模仿。巴納熱(1656—1710 A.D.，荷蘭律師)調查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亞的猶太人狀況，在私下費了很大的功夫加以駁斥。


[377]
 　阿爾瓦雷茲在公元1520年見到阿克蘇美繁榮的狀況，就在這個世紀之內，土耳其的入侵帶來嚴重的破壞，只留下不到100戶人家，但是過去偉大的記憶留存在國王的加冕典禮之中。


[378]
 　有關阿非利加的問題，我找不到比普羅科皮烏斯更好的指導，他對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事件不僅密切注意，還不斷搜集相關資料。在《汪達爾戰爭》第二卷提到斯托扎的叛亂、貝利薩留的歸國、日耳曼努斯的勝利、所羅門的第二次任職和管理、塞爾吉烏斯以及阿雷賓杜斯所建立的政府、貢薩裡斯的暴政和死亡。在他形形色色的描述之下，我無法辨識任何出於諂媚或惡意的徵兆。


[379]
 　[譯注]公元前44年3月15日，愷撒在元老院會議場龐培柱廊被暗殺，兇手連同布魯圖斯共有14人，愷撒身中43刀而亡。


[380]
 　他對貢薩裡斯謀殺的敘述栩栩如生，我不得不讚揚。兇手之一所表現的情操，可以媲美愛國的羅馬人。阿爾塔西雷斯說道：「如果我的搏命一擊失手，馬上把我殺死在現場，免得我熬不住拷問架的酷刑，把同謀給供出來。」


[381]
 　普羅科皮烏斯在敘述中偶爾提到摩爾人戰爭，狄奧菲尼斯補充說明，在查士丁尼的最後幾年，發生一些處置順利和狀況不利的事件。


[382]
 　現在的提拜什位於阿爾及爾王國之內，蘇耶拉斯河供應所需用水，然後注入米傑達河。提拜什以大石塊砌成的城牆(很像羅馬的大競技場)引人注目，城裡有一道清泉和胡桃樹叢。這片國土非常肥沃富足，鄰近的柏柏爾人是黷武好戰的民族。從一塊碑銘上可以看出來，在哈德良統治時，第三軍團構築了從迦太基到特貝斯特的道路。


[383]
 　一系列阿非利加的歷史證實了這些極為悲慘的實況。


[384]
 　普羅科皮烏斯在第二和第三卷裡，繼續敘述哥特戰爭的歷史，時間從查士丁尼在位第五年到第十五年。這部分的事跡比較不夠生動，只用一半的篇幅而時間卻長達一倍。喬南德斯以及馬塞利努斯的編年史，都提供了一些旁證和相關的資料。西戈尼烏斯、帕吉、穆拉托裡和比亞等人的著作都很有用，我也都加以運用。


[385]
 　羅馬主教西爾維裡烏斯起初被運送到呂西亞的帕塔拉，最後餓死在帕爾馬裡亞島，時間是公元538年6月20日。普羅科皮烏斯指控女皇和安東妮娜是罪魁禍首。


[386]
 　帕爾馬裡亞是面對特拉奇納和沃爾西海岸的一個小島。


[387]
 　行政首長亞歷山大和他那批民事和軍方的同僚，都是寡廉鮮恥的傢伙，《秘史》的惡毒程度只不過比《哥特戰爭》略勝一籌。


[388]
 　普羅科皮烏斯充分而公正地記載了托提拉的優點。羅馬歷史學家從薩路斯特到塔西佗，在深思蠻族所表現的德性時，就會很高興忘記自己同胞的惡行。


[389]
 　一個英雄的心聲在他的書信中表露無遺。我們對他真正和最初的行為，與拜占庭歷史學家刻意編製和虛有其表的空談，不可能混淆在一起而分不清楚。


[390]
 　普羅科皮烏斯並沒有隱瞞貝薩斯的貪婪，他為了對失去羅馬將功折罪起見，對佩特拉進行光榮的征服行動，但是同樣的惡行隨著他從台伯河到費西斯河畔，歷史學家對於他個性上的優點和缺失據實報道。《貝利薩留》傳奇的作者將懲罰加在羅馬壓迫者的頭上，符合正義但不符合歷史。


[391]
 　在維吉利烏斯漫長的放逐期間及其死後，羅馬教會首次由一位副主教統治，最後才落在教皇貝拉吉斯手裡(555 A.D.)。對於前任的苦難，大家認為他並非毫無責任。參見以阿納斯塔修斯皇帝名義寫的原始教皇傳記，他提到意大利戰爭和羅馬圍攻期間，發生了非常奇特的意外事件。


[392]
 　伽爾甘努斯山現在被稱為聖安傑洛山，位於那不勒斯王國，離亞得裡亞海有300個斯塔德，在黑暗時代以幽靈、奇跡和天使長聖米迦勒教堂而知名於世。賀拉斯是阿普利亞或盧卡尼亞人，曾經看到伽爾甘努斯山的榆樹和橡樹，在吹向高聳海岸的北風中搖擺呼嘯。


[393]
 　我無法確定漢尼拔這座營地的位置，但是布匿戰爭時期的軍營，有很長一段時期設置在鄰近的阿皮地區。


[394]
 　這種稱為「尖耙」的裝置有4個長釘，一端插入地面固定，其餘3個釘朝上，可以用來刺傷人或馬的足部。


[395]
 　[譯注]斯巴達自負英勇無敵而且毫無畏懼之心，所有的城鎮均不興建城牆和壕溝。有人認為斯巴達四面環山易於守備，所以不建守城工事。所謂斯巴達式防壁，完全用人員編組成堅強的陣線，或者是簡陋的野戰築城。


[396]
 　魯西亞把圖裡奧魯姆的海防部隊，運送到60個斯塔德的羅薩諾，這裡是一個主教轄區，但是下面沒有設副主教。過去的西巴裡斯共和國現在成為科裡利亞諾公爵的產業。


[397]
 　普羅科皮烏斯用很坦誠的語氣敘述這場陰謀事件，雖然在《秘史》裡更可以渾無顧忌，倒是沒有增加什麼情節。


[398]
 　貝利薩留的秘書用極為高興的態度讚揚他的功勳和榮譽，原文提到的頭銜和官位的譯名有錯誤，應該以適當的軍階來突顯他的地位。


[399]
 　阿勒曼努斯、迪康熱和海尼修斯三個人都認為阿納斯塔修斯是狄奧多拉的外孫，也就是她女兒的兒子，他們的根據是普羅科皮烏斯非常肯定的證詞，然而我要提出幾點：(1)在公元547年時，狄奧多拉不可能有年齡已到青春期的外孫；(2)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女兒的婚姻狀況，也不知道她女兒的丈夫是何人；(3)狄奧多拉隱瞞她有私生子這件事，如果她的外孫有查士丁尼的血統，就是帝國的法定繼承人。


[400]
 　提起這位英雄在意大利和歸國以後的罪過，很明顯是莫須有之事，《秘史》的作者也可能大肆渲染。查士丁尼的司法體系尚未定型，有利於安東妮娜的企圖。對於結婚和離婚的法律規定，皇帝是隨風飄動的牆頭草。


[401]
 　羅馬人一直對祖先的紀念建築物讚揚不已。要是按照普羅科皮烏斯的說法，埃涅阿斯的單排划槳戰船寬25英尺，長120英尺，仍舊完整保存在靠近特斯塔西歐山的船塢中，這個地點位於阿芬丁山的山腳下。但是所有的古人都不知道有這個遺物。


[402]
 　普羅科皮烏斯在這一帶的海面尋找卡利普索島，始終沒有成功。他表示尤利西斯的船隻已經變成化石，就在費阿西亞或科爾西拉，他只發現用石塊堆成的結構物，是一名商人奉獻給朱庇特·卡修斯的。優斯塔修斯認為是出於幻想，把岩石看成心目中的船隻。


[403]
 　丹維爾曾經詳述安布拉基亞灣的狀況，但是他不知道多多納的確實位置。一個國家就在意大利的視野之內，對它瞭解的程度還不如對亞美利加的蠻荒之地。


[404]
 　[譯注]羅馬人的主神朱庇特就是希臘人的宙斯，意大利人稱朱庇特為Jovie，所以英國借用這一稱呼，將羅馬的主神稱為約夫。


[405]
 　普羅科皮烏斯對於第二次哥特戰爭和納爾塞斯的勝利，提到整個發展的狀況，場面真是偉大壯觀！塔索一直在構思要寫出6首敘事詩，但是對於意大利到底是為貝利薩留還是納爾塞斯所征服，始終感到猶豫不決。


[406]
 　自從納爾塞斯肯定地表示自己不是佩薩美尼亞人以後，他的家鄉在何處沒有人知道。保羅·沃爾尼弗裡德稱他的出生地為查圖拉裡烏斯，馬塞利努斯給他加上庫比庫拉裡烏斯的名字。在薩拉裡亞橋發現了一處碑銘，列舉他的頭銜是前執政官、前禁衛軍統領和庫比庫利大公。狄奧多西用來抑制宦官的法規早已廢止或失效，但是羅馬人愚蠢的預言還是活力充沛地流傳了下去。


[407]
 　沃爾尼弗裡德是倫巴第人，帶著自滿的樣子記錄他的同胞對帝國的救援和服務，並且很光榮地被遣散回家。我倒是感到很驚奇，奧波因是一位黷武好戰的國王，竟然不是他在領導這些臣民。


[408]
 　科巴德如果不是騙子，那他就是瞎眼國王扎美斯的兒子，別人同情他的遭遇，救他出波斯，後來基於策略、自負和慷慨的動機，讓他在拜占庭宮廷接受教育。


[409]
 　[譯注]菲利普波裡斯得名於亞歷山大的父親，馬其頓國王菲利普二世，現在的名字是普羅夫迪夫，保加利亞第二大城市。


[410]
 　在奧古斯都時代以及整個中世紀，從阿奎萊亞到拉文納都是一片荒野，只有森林、湖泊和沼澤。在人類征服自然，築堤排水以後，才被開墾成為農田。


[411]
 　弗拉米尼亞大道的位置，可以從旅行指南和丹維爾的現代地圖中得到修正，得到下列的數據：羅馬到納爾尼是51羅馬裡；到特爾尼57里；到斯波萊托是75里；到福利諾是88里；到諾切拉是103里；到卡利是142里；到因特西薩是157里；到福松布羅內是160里；到法諾是176里；到佩薩羅是184里；到裡米尼是208里，大約等於189英里。他不在意托提拉死亡的消息，但是韋塞林將戰場的地點，從不知名的稱呼塔尼阿斯改為塔吉那，離諾切拉有8英里。


[412]
 　塔吉那或稱塔迪尼，普林尼曾經提到過這個地點，但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卻設有一個主教轄區，位於平原上，離瓜爾多只有1英里，但是在公元1007年併入諾切拉。古代的痕跡保存在當地的稱呼上，像是福薩托意為營地，卡普拉雅意為野羊，巴斯提亞意為高盧人墓地，等等。可以參閱克盧維裡烏斯、盧卡斯·霍爾斯特爾尼努斯和瓜澤西的著作，以及勒邁爾和馬吉尼所制地圖，包括有關教會的產業圖和安科拉的行軍用圖。


[413]
 　這場會戰發生在羅馬建城後458年，執政官德西烏斯犧牲自己的性命，使得他的國家和同僚法比烏斯獲得最後的勝利。普羅科皮烏斯把這場會戰認為是卡米盧斯在巴斯塔·加洛魯姆的大捷，無心的錯誤被克盧維裡烏斯提出來，指責他是希臘人的走狗。


[414]
 　聖母顯靈讓納爾塞斯知道會贏得名滿天下的會戰。


[415]
 　羅馬城的5次得失是公元536年被貝利薩留光復，公元546年被托提拉攻佔，公元547年又被貝利薩留奪回，公元549年再被托提拉征服以及公元552年被納爾塞斯平定。馬特瑞圖斯粗心翻譯為6次，這種筆誤後來經過更正，但是過錯已經形成，庫辛和以後的法文和拉丁文讀者，都陷入其中而不自知。


[416]
 　像普魯西阿斯卑躬屈節的例子，在波利比阿留下的殘本中，可以看到一名皇家奴隸讓人感到好奇的景象。


[417]
 　普羅科皮烏斯的譯本把這條河稱為薩爾努斯河，原文出現錯誤應該歸咎於克盧維裡烏斯任意的篡改。但是那不勒斯的卡米洛·佩利格裡尼從古老的記錄中找到證據，早在公元822年時，它的名字叫德拉科提奧河或德拉可切羅河。


[418]
 　格倫描述拉克塔裡烏斯山的地勢高聳、空氣清新而且盛產營養豐富的牛奶，在敘馬庫斯和卡西多里烏斯時代，都是眾所周知的療養勝地。現在除了一個名叫勒特爾的小鎮，一切都已蕩然無存。


[419]
 　比亞說殘餘的哥特人是被運到他所喜愛的巴伐利亞，其他人則說是葬身在烏利山區，或是回到哥得蘭的故土。


[420]
 　我讓斯卡裡傑和薩爾馬西烏斯為庫米的起源繼續爭辯，它是希臘人在意大利最古老的殖民地，在尤維納利斯那個時代已經人去樓空，現在只是一片廢墟。


[421]
 　阿戈西阿斯把西比爾的神秘洞穴安置在庫米城牆下，他贊同塞維烏斯的說法，我不知道他們的意見為何會讓海尼(1729—1812 A.D.，古典學者)反對，何況他是維吉爾作品最優秀的編者。庫米那時還沒有建立，如果埃涅阿斯確實到過一個希臘城市，《伊利亞特》史詩的部分詩行看來就會很荒謬。


[422]
 　普羅科皮烏斯的《哥特戰爭》第四卷第三十五章與阿戈西阿斯的第一卷歷史對照起來看就會發現一些問題。看來我們必須放棄一位政治家和軍人的觀點，而要追隨一位詩人和修辭學家的腳步。


[423]
 　布塞林建立了不可思議的功勳，包括擊敗並殺死貝利薩留，征服意大利和西西里等等。可以參閱《法蘭西史》，以及圖爾的格列高利和阿莫因的相關著作。


[424]
 　阿戈西阿斯注意到他們的迷信帶有哲理的意味。公元613年在瑞士的楚格，偶像崇拜仍然流行一時，聖高隆班和聖加爾是那個粗野國度的使徒。後者發現一個隱居之所，以後發展成為一個教廷侯國和人口稠密的城市，是自由思想和商業貿易的中心。


[425]
 　參閱阿戈西阿斯和保羅·沃爾尼弗裡德所記載洛泰爾之死，他獲得狄阿科努斯的綽號。希臘人說他發狂到抓傷自己，曾經搶劫很多教堂。


[426]
 　丹尼爾神父對這場會戰的描述極富於幻想，那是運用福拉德爵士的筆調所致。福拉德爵士一度是出色的波利比阿編者，根據他的習慣和愛好來解釋古人的作戰方式。


[427]
 　阿戈西阿斯就納爾塞斯的勝利寫出6行希臘短詩，非常順理成章地將它比擬為馬拉松和普拉蒂亞會戰。說實話，納爾塞斯的勝利是如此微不足道，主要的差別在於所產生的後果，而希臘人的兩場會戰是千秋萬世的榮譽(譯按：納爾塞斯的勝利並非微不足道，富勒將軍的《西洋世界軍事史》將塔吉那會戰列為中世紀影響最大的主要會戰之一，只不過普拉蒂亞會戰的時間更早而已)。


[428]
 　狄奧菲尼斯或他的抄寫員所說的培羅耶和布林卡斯，應該念成或解釋成維羅納和布裡克西亞這兩個地方才對。


[429]
 　馬菲反對一般人的看法，他證明意大利的公爵是由納爾塞斯自己設立，時間是在征服倫巴第人之前。基於《國是詔書》的規定，查士丁尼對軍事力量的使用特別加以限制。


[430]
 　查士丁尼的《國是詔書》是要恢復和律定意大利的文官制度，包括有27條條款，接詔的對象是納爾塞斯和安提阿克斯，在公元554年8月15日頒布，由尤里安保存，後來又陸續加上查士丁尼、查士丁及提比略的新法和敕令。


[431]
 　南部各行省發生饑饉，更多民眾死亡，但是愛奧尼亞海灣並沒有包括在內；用橡實來代替麵包；普羅科皮烏斯看到被遺棄的孤兒被一頭山羊哺乳；先後有17個旅客投宿，被2名婦女殺死後吃掉，後來第18名旅客發覺此事，將這2個婦女殺死，等等。


[432]
 　或許是1500萬到1600萬人。普羅科皮烏斯計算阿非利加損失了500萬人，意大利的面積要大2倍，人口減少的比例還要高很多。但是他的統計受到情緒的影響，很多因素都無法確定。


[433]
 　軍事訓練已經敗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普羅科皮烏斯寫出諷刺詩描述所見到的情況。阿戈西阿斯不僅加以證實，而且經常當作例子拿來運用；他是個帶有敵意的證人，絕不會放棄這種機會，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論點。


[434]
 　君士坦丁堡到梅蘭西阿斯的愷撒裡納莊園，距離通常是102到140斯塔德，或是18到19英里。開頭12英里一直到雷吉烏姆都是查士丁尼鋪設的道路，他在湖和海之間建造了一座橋樑，越過沼澤或地峽。


[435]
 　這條河的名字叫作阿提拉斯河，有一個同名的城鎮或城堡位於河口，查士丁尼特別加強了守備的力量。


[436]
 　保加利亞戰爭和貝利薩留最後的勝利，阿戈西阿斯在冗長的演說中提到，但是敘述並不完整。狄奧菲尼斯枯燥的編年史裡也有記載。


[437]
 　他們不太可能是真正的印度人。埃塞俄比亞人有時也用這個稱呼，古代從來沒有將他們用為警衛或是隨從。他們的價格雖然昂貴，但只是供女性使喚或是充作皇家奢侈的排場，根本無關緊要。


[438]
 　有關貝利薩留的罷黜和復職，在約翰·馬拉拉的殘卷以及狄奧菲尼斯詳盡的《編年史》中，保存了最原始的真實記錄。鑒於真實狀況逐漸消失而虛構情節為眾人所傳誦，使得錫德雷努斯和佐納拉斯感到舉棋不定，很難表示個人的看法。


[439]
 　這些毫無根據的傳聞都源於12世紀一本包羅萬象的作品，就是僧侶約翰·策策斯的《百科全書》，他用10首民謠來描述貝利薩留的瞎眼和乞討，這些詩作也帶有政治的意味。這些帶著因果報應或名人傳奇的故事，以希臘人的語言或抄本傳入意大利，一直到15世紀末葉，克裡尼圖斯、潘塔努斯和弗拉特蘭努斯等人還在重複這種工作。阿爾西阿特就法律的尊嚴加以抨擊，而巴羅尼烏斯基於教會的名譽大力辯護。然而從策策斯其他的編年史得知，貝利薩留並沒有失明，而且也恢復了原有的名譽和財富。


[440]
 　有一座雕像在羅馬的波格斯莊園，雕像呈坐姿，伸出一隻手臂，一般都被認為是貝利薩留，但可能是神態儼然的奧古斯都，正在邀寵內梅西斯。


[441]
 　圖密善赤紅的面孔惡名昭彰，竟然是透過塔西佗傳神的描述，小普林尼和蘇埃托尼烏斯都提到此事。普羅科皮烏斯很愚蠢地認為，到了6世紀只有一座圖密善的胸像留存下來。


[442]
 　查士丁尼的求知精神和淵博學識，不僅為普羅科皮烏斯的自白所證實，也受到他的讚許。有關這方面可以參詢阿勒曼努斯冗長的索引資料，閱讀路德維希為查士丁尼所作的傳記。


[443]
 　約翰·馬拉拉和狄奧菲尼斯提到首次出現的彗星，第二次是普羅科皮烏斯，然而我強烈懷疑他們說的是同一顆。狄奧菲尼斯把太陽的暗淡無光說成是另外一年。


[444]
 　塞涅卡的《自然問題》第七卷對於彗星的理論展現出哲學思想，然而我們不要像一般大眾那樣，對於彗星所顯示的預兆過於認真，也不要將其與事件的發生聯繫在一起。


[445]
 　天文學家可以研究牛頓和哈雷的著作和理論。我只是從達朗貝的《法蘭西百科全書》中彗星的專題部分，獲得必要的科學知識。


[446]
 　老實、虔誠而又愛做白日夢的惠斯頓(1667—1752 A.D.，神學家、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產生奇妙的幻想，認為就是同一顆彗星的尾部掃過地球，天降大雨，才帶來諾亞的洪水，時為公元前2242年。


[447]
 　[譯注]根據傳說，奧基吉斯是第一位底比斯國王或統治者，或者是阿提卡的國王，也是古希臘文明的開創者。


[448]
 　弗裡瑞特的論文是哲理和學識最美妙的結合。瓦羅引用卡斯特、那不勒斯的迪翁和庫濟庫斯的阿德拉斯圖斯等人的資料，把奧基吉斯時代所發生的現象記載在他的著作裡。後續兩個時期出現彗星的狀況，由希臘的神話學家和偽造的西比萊神諭加以保存。


[449]
 　[編者注]埃勒克特拉是特洛伊戰爭時期，希臘聯軍統帥阿伽門農之女。毀滅特洛伊後，阿伽門農回到自己的王國，卻被王后殺死，埃勒克特拉救出了自己的弟弟奧瑞斯特斯，為父親之死深恨母親。


[450]
 　普林尼曾抄寫奧古斯都最原始的備忘錄等有關資料。馬伊蘭在給中國傳教士帕倫寧最能表達天賦才華的書信中，把競賽和9月的彗星從公元前44年移到公元前43年。但是我對天文學家的批評無法衷心佩服。


[451]
 　最近看到的彗星是在公元1680年12月，逼得貝爾主張，超自然的彗星使得古人更確定偶像崇拜。伯努利被迫承認，彗星的尾部而非頭部是上帝震怒的徵兆。


[452]
 　《失樂園》在公元1667年刊行，最著名的詩句可能暗示公元1664年剛出現過的彗星，這就使得核定出版許可的官員大吃一驚。卡西尼在羅馬當著克裡斯蒂娜皇后的面觀察這同一顆彗星。難道查理二世會感到好奇或畏懼？


[453]
 　結果是在阿拉杜斯和波特裡斯之間，出現一個險峻的高地和一個陡峭海角。


[454]
 　波特裡斯是提爾國王伊索巴爾所創建，佩特洛尼的村莊呈現出貧窮的境況，現在缺少一個港口。


[455]
 　海尼修斯認為貝裡圖斯自古以來就是羅馬法最為重要的部分，對它的大學和光輝的歷史一直讚不絕口，也為它的沒落感到遺憾。它在查士丁尼統治的第25年，也就是公元551年7月9日被夷為平地。阿戈西阿斯等到完成意大利戰爭的記述以後，才提到這件重大的災禍。


[456]
 　弗蘭德博士認為，從普羅科皮烏斯對術語的知識和運用可以看出，他一定學過醫學。然而有很多詞現在帶有科學的含意，在希臘文的詞彙裡非常普通，而且經常使用。


[457]
 　修昔底德肯定只會傳染一次，但是埃法格裡烏斯的家人得過黑死病，特別提到有人逃過第一次染病，等到第二次就熬不過去了。法比烏斯·保利努斯(Fabius Paullinus)也提到重複感染的現象。我認為醫生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疾病的性質和發作的徵候也不見得完全雷同。


[458]
 　雅典的瘟疫流行期間，蘇格拉底得病能夠痊癒，跟他的自我克制有很大的關係。米德醫生注意到，供宗教使用的房屋特別有益健康，主要在於僻靜和禁慾兩個有利的條件。


[459]
 　米德從修昔底德、盧克萊修、亞里士多德、格倫和普通的經驗，證實黑死病帶有傳染性，對於法國醫生的相反意見加以駁斥，這些醫生在1720年的瘟疫流行期間曾訪問馬賽。然而這些人是對瘟疫更為文明的當代旁觀者，要知道這種疾病幾個月內，就在這座城市裡面奪走5萬條性命，這個城市現在很繁榮而且商業很發達，居民的總數也不到9萬人。


[460]
 　普羅科皮烏斯特別強調沒有傳染危險的說法，後來為埃法格裡烏斯的經驗所推翻。


[461]
 　普羅科皮烏斯運用修辭，將死亡的人數比作海洋的沙粒後，期望能夠提出更為明確的數據，讓大家知道在皇家的惡魔統治之下，全世界有「數以億計」的人被消滅。原文這種表示的方法在文法和修辭而言過於晦澀，要是逐字解釋就會產生「數百萬個百萬」的說法。阿勒曼努斯和庫辛將這段譯為「2億」，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的動機何在。要是把原文的「數個」拿掉，最後提出的數字是「1億」倒是可以接受，因為與當時的人口總數相比還不會太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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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章 羅馬的法治概念 君主的法律 十人委員會的《十二銅表法》 人民的法律 元老院的敕令 皇帝和官員的命令 市民的權責 查士丁尼法(527—565 A.D.)

查士丁尼的勝利所獲取的虛名已成泡影，但立法者的名聲卻能千年萬世永垂不朽。在他的統治期間和指導之下，羅馬完成了最偉大的法學體系，主要包括《御法集》《民法彙編》和《法學初步》。
[1]

 羅馬人的理性被灌注到歐洲的內部體系和制度之中
[2]

 ，產生深遠的影響，獲得獨立的國家仍舊尊敬或服從查士丁尼所制定的法律。君主憑著智慧或機運，能將自己的地位和名聲與人治之道的榮譽和利益聯繫起來。維護開創者的基業是制定法律的第一動因，在任何時代都能產生激勵的作用，使市民的工作更為熱情和勤奮。他們虔誠讚揚他的德行，掩飾或否認他的過失，嚴厲譴責叛徒的罪惡和愚行，說叛徒竟敢冒犯紫袍的尊嚴。偶像崇拜的熱情經常會激起帶有深仇大恨的反對情緒。查士丁尼的性格對於奉承和抨擊都表現出盲目的狂熱情緒。還有一個行事不公正的黨派(反特裡波尼安分子)，拒絕承認君主以及他的官員所制定的法律的優點，更不願意對其加以頌揚和讚許。
[3]



我在研究民法這個題材時，並沒有抱著先入為主的觀點，主要的著眼點是瞭解歷史的真相和本意，希望獲得適度而有效的指導
[4]

 ，然而這個範疇不知耗盡多少人的心血，浩瀚的文卷在巨大的圖書館內築起難以越過的高牆，真是使人產生力不從心之感。要是可能的話，我想在短短一章之中，追尋羅馬法從羅慕路斯到查士丁尼的發展痕跡
[5]

 ，推崇這位皇帝的辛勞和功績，停下來思索這門學科的原則，這對於社會的和平與幸福竟會如此重要，一個國家的歷史以法律這一部分最具教育功能。雖然我花費心力想要寫出一部沒落王國的通史，卻很高興能有機會呼吸共和國純淨清新的空氣。


 一、王政時代的法律及十人委員會的《十二銅表法》

早期的羅馬政府發揮相當的政治技巧，由民選國王、貴族會議和人民大會組成。最高行政首長行使戰爭和宗教的權利，只有他能提出法案，送交元老院進行辯論，最後由城市的30個區部
[6]

 以多數決的方式給予批准或否定。羅慕路斯、努馬和塞維烏斯·圖利烏斯是最古老的立法者，他們受到全民的敬仰，在羅馬法的體系中各自提出特定的主張，呈三足鼎立之勢。
[7]

 植根於自然的習慣所衍生的婚姻關係、兒童教育和親權建立，都出於羅慕路斯純樸的智慧；有關民族和宗教儀式的法律來自努馬的建議，是他從與山林女神伊吉麗亞
[8]

 在夜間談話中所獲得的觀念；公民法應歸功於塞維烏斯的經驗，他把市民分為七個等級
[9]

 ，使權利和財產得到平衡，同時用50條新設立的規定，以確保契約得到遵守以及犯罪得到懲處。他傾向於讓城邦走向民主政治，卻被最後的塔昆文國王改變成沒有法紀的專制政體；等到國王的職位被廢除，貴族階層又壟斷了自由所帶來的利益。大家憎惡並廢止皇室的法律，這些神秘的遺留物很安靜地保存在祭司和貴族手中，過了60年以後，羅馬市民仍在抱怨，認為官員用武斷的判決對他們進行控制。早年設置國王制度的城市，在實質上還是將君主與公私事務全部摻和在一起。至於古老法律體系
[10]

 所留存的殘餘資料，有些是由勤奮的古物學者
[11]

 編纂而成，其中有20多段使用拉丁地區佩拉斯吉的粗魯方言。
[12]



我無須重複敘述十人委員會
[13]

 眾所周知的故事：他們因將羅馬的《十二銅表法》
[14]

 刻在銅板、木板或象牙板上而知名於世。原來他們想要通過法律表現出貴族政體嚴苛而猜忌的精神，最後基於形勢只有勉強屈從人民的需要。十二個表的內容適應城市的狀況，羅馬人能從文明的鄰國學習和沿用他們的制度，就不再算是野蠻的民族。有一位聰明的以弗所人名叫赫摩多魯斯
[15]

 ，因引起統治者的猜忌而被放逐，在他到達拉丁姆海岸前，已觀察到人性及社會制度的各種形式。他把知識灌輸給羅馬的立法者，後來人們在廣場上設立他的雕像，表達對他永久的懷念。

早期的城邦將銅錢作為唯一的貨幣，所運用的名稱和幣值都源於多里安人。
[16]

 羅馬人的農業生產經常受到戰爭和黨派傾軋的干擾，要靠坎帕尼亞和西西里的穀物來解決人民的需要。等到建立通商和貿易以後
[17]

 ，代理人從台伯河起航前往各地，可能帶著政治智慧這種更寶貴的貨物一起歸來。

泛希臘主義的殖民地傳來並發揚光大祖國的技藝，庫米、雷吉烏姆、克羅托納、他林敦、阿格裡真托和敘拉古都是當時最繁榮的城市。畢達哥拉斯的門徒拿哲學作為施政之用；沙隆達斯未用文字記載的法律，受到韻文和音樂的影響
[18]

 ；扎琉庫斯設計出洛克裡亞共和國的架構，堅持不變達200年之久。
[19]

 同樣出於民族自尊的動機，李維和狄奧尼修斯都寧願相信，在伯裡克利極為明智而光輝的統治時期，羅馬曾派代表團前去訪問雅典，將梭倫的法條原封不動搬到《十二銅表法》中。要是雅典真正接受「西方之國」
[20]

 蠻族的使者，那麼羅馬的名字在亞歷山大統治之前
[21]

 就已經為希臘人所熟悉。後續的時代要是維持這種求知的精神，即使只能找出很少的證據，還是值得大力表揚。但雅典人本身並沒有保存相關的資料，而且要說羅馬的貴族經歷長遠而危險的航程，前來模仿最純粹的民主體制，實在很難令人相信。比較梭倫和十人委員會的條文，可以發現若干地方非常類似：有些規定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合於理性，是每個社會必然產生的狀況；還有一些源於埃及或腓尼基
[22]

 ，可以證明是世代相傳的共同現象。但是在公法和私法所有最主要的條文之中，羅馬和雅典的立法者似乎彼此陌生，或者相互對立。

不管《十二銅表法》的淵源或優點何在，從羅馬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每個國家的律師都對他們的城市制度懷著盲目而偏袒的崇拜心理。西塞羅鼓勵大家要多多研究，認為可以寓教於樂：「《十二銅表法》的記憶和描述，使我們對古人的言行能夠心領神會，何況它還諄諄教誨政治和倫理最正確的原則。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十人委員會擬出的簡短條文，比起長篇大論的希臘哲學更有價值。」西塞羅帶著真正或假裝出來的偏見繼續說道：

這一切都要感激我們的祖先有過人的智慧，要是我們不恥下問參閱德拉古、梭倫和萊喀古士的法學體系，就會發現他們是何等粗俗而荒謬。所以只有我們才是民權的先導，我們所佔的優勢真是無比卓越。

《十二銅表法》要使年輕人能夠背誦，老年人要多加沉思，唯有勤勉努力地學習，才能瞭解其內容並予以發揚光大。這些條文過去逃過高盧人的戰火，繼續保存到查士丁尼的時代，隨後又佚失，現代學者的努力仍舊無法將其完全恢復。雖然這些古老年代的紀念品，曾被作為權利的規範和公正的基礎，但是各種新法的類型和數量，已經完全超越了原有的規模，使它失去了最初能發揮的作用。經過500年的歲月，訂立的新法完全變成公眾的負擔，比城市的邪惡更令人難以忍受。元老院和人民的法案一共有3000塊銅板，全部存放在卡皮托神廟。有些法案像是防止勒索的《朱利安法》，內容超過100章。十人委員會忽略引進扎琉庫斯的制裁方案，這方案使他的共和國維持長久的清廉正直。須知每一個洛克裡亞人提出新法案，頸脖上就會套著繩索站在人民大會的前面，要是法案沒有通過，他立刻就被吊死。


 二、人民立法權的行使以及政府對法律的運用

十人委員由百人連大會提名，《十二銅表法》也由百人連大會批准，富人在這方面佔有優勢，跟人數的多寡沒有關係。第一階級的羅馬人是家財10萬磅銅以上的地主
[23]

 ，他們佔有98票，剩下只有95票留給下面的六個階級
[24]

 ，這種按照財產多寡進行分配的方式是依據塞維烏斯的巧妙政策。護民官很快設置了更符合民意的原則，使每個市民都有制定法律的同等權利，也有遵守法律的義務。他們召集以區部為單位的人民大會來代替百人連大會，貴族在經過無能為力的抗爭以後，接受了人民大會的敕令，他們不得不與最低賤的平民混在一起進行選舉。羅馬總算通過選取區部的代表，排除了長久以來所形成的對輿論的阻礙，使人民可以大聲發表意見，每個市民接受朋友和同胞的評鑒，在群眾的目視耳聞之下無所遁形。對這些代表有如下要求：無力支付的債務人要聽從債權人的意願；部從要是反對庇主的意見，應該感到羞愧；老兵必須追隨他的將領；嚴肅的官員要能接受群眾給予的教訓，表現出平靜的神態。採用秘密投票的新方式，等於把畏懼和慚愧、榮譽和利益所發揮的影響力全部廢除。濫用自由會加速混亂和專制的進展。
[25]

 羅馬人渴望平等，結果同樣處於地位相等的奴役狀況。奧古斯都的諭令只要耐心等待都會被批准，經過區部或百人連的正式同意。他只遭到過一次反對，大家表現出誠摯的態度而過程極為艱辛。臣民已放棄所有的政治自主權利，只保衛家庭生活的自由。

有一項法規強制人民遵守婚姻的義務以及鞏固夫妻雙方的約束力，結果遭到喧囂四起的反對，普洛佩爾提烏斯躺在德莉婭的懷中，大聲歡呼放蕩的愛情獲得勝利。
[26]

 革除不良風氣的企圖只有暫時擱置下來，等待更為馴服的新一代來到世上再說。像這樣的例子不必用來教導一名識時務的篡奪者，他不會用這種方式在人民的集會中引起反對的聲浪。奧古斯都暗中準備廢止人民大會，終於在繼任者手中達成，沒有產生抵抗，甚至幾乎沒有引起注意。6萬個平民立法者，人數真是勢不可當，而且很難確實地掌控他們，於是他就用600個元老院的議員來取代，靠著皇帝的仁慈賜給他們榮譽、財富和生命。獲得立法權可以緩和失去行政權的不滿，烏爾比安曾經一再強調，元老院的敕令具有法律的效應，以後又繼續維持了長達200年之久。在自由權利高漲的時代，人民的決定通常取決於他們一時的熱情或錯誤，為了改變這種廣泛的混亂狀況，《高乃利烏斯法》《龐培法》和《朱利安法》這些法律被制定出來。但是在愷撒的統治之下，元老院是由官員和律師所組成的，在質疑私法的時候，他們的審判可以做到廉明公正，很少因恐懼或利益而出現司法敗壞的風氣。

被授予國家最高職位的官員，有時會頒布諭令，以對法律的沉默或曖昧不明之處進行補充。
[27]

 羅馬國王的古老特權依據個別的職務，轉移給執政官、獨裁官、監察官和法務官，其他像是護民官、市政官和以執政官頭銜代行總督，同樣被賦予類似的權利。不論是在羅馬還是所屬行省，臣民的責任和總督的意圖都要公開宣佈。最高法官即城市法務官，每年公佈法規，以改革民法體系。他一登上法庭，就通過傳呼員宣佈他在疑案的判決中所遵循的原則，以及按照準確的古代法令所採取的公正的寬容懲罰，然後將之書寫在白色的牆壁上。自由裁量心證的原則被引入共和國，但是這種審判程序更合於君主國的要求，尊重法律的名義但是逃避法律的效力。後來的法務官更努力改進這種手法，運用巧妙和虛構的方式編造法律條文以擊敗十人委員會樸素的內容，只要能產生有益的結果和目標，他們經常會濫用所掌握的工具和手段。死者懷著私心或是隨時改變的意願，要是與繼承的順序和遺囑的形式相牴觸，可能就無法產生效力。要是遺產申請者表達朋比為奸的意願，就能從縱容的法務官那裡獲得已故親人或恩主的財物，即使他不具備繼承人的身份。為了補救個人的過失行為，賠償和罰鍰用來取代《十二銅表法》上已作廢的嚴酷條文；荒誕的臆測使時間和空間失去效用；用年輕無知、受騙上當或暴力脅迫作為抗辯的理由，可以要求對一份麻煩的契約取消自己應盡的義務，或是將之當成執行這份契約出了問題時的借口。

含糊而專制的法律體系會產生最危險的濫用狀況，像是傳統德行所產生的成見、備受讚譽的愛好所帶來的袒護、利益和憤怒所造成的強烈的引誘，都會對司法的內涵和形式造成損害。法務官的任期只有一年，即使有錯誤或惡行也會很快被遺忘，這種方式經過驗證非常合理可行，於是以後的各級法官也比照辦理。審判程序的規則都是由新訟案來界定。《高乃利烏斯法》規定法務官在這一年之中，要堅持他上任時所宣示的立場和原則，不受外在的引誘和影響，避免出現偏袒和不公正的行為。
[28]

 天才的愷撒所規劃的設計，留待好奇及博學的哈德良來完成。薩爾維烏斯·朱利安是位優秀的律師，曾經出任法務官，寫成《永久成規》一書，獲得不朽的名聲。這是一本很容易運用的法典，獲得皇帝和元老院的批准，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在喪失已久之後終於能夠得到恢復。《永久成規》被用來取代《十二銅表法》，成為民法穩定不變的標準。
[29]




 三、皇帝掌握立法和司法大權後羅馬法律體系的建立

從奧古斯都到圖拉真，個性謙遜的愷撒願意用羅馬官員的身份頒布諭令，至於君王書面和口頭的指示，會列入元老院的敕令中發佈。哈德良是第一位毫不掩飾地運用立法權的皇帝。這種創造性的做法非常符合他的積極思想，那是一個要求忍耐的時代，使得民眾容忍他的這種做法。除此之外他經常離開都城，長期在外停留，這也是他的這種做法未遭反對的一個原因。這種處理方式為以後的國君所照用不誤，德爾圖良很苛刻地比喻說：「皇帝的諭令和御法就像兩把利斧，將古老的法律所形成的陰暗而雜亂的森林，全部清理得乾乾淨淨。」從哈德良到查士丁尼這400年之間，君王的意願鑄造成公法和私法
[30]

 ，無論是人為還是神意的制度，都不能在共和國最早的基礎上發展。黑暗時代和畏懼專制政體的武力，使得皇家法律的起源被掩蓋而不為人所知。由於法學家的奴性和無知，他們在羅馬和拜占庭宮廷靠君王的恩典，整日無所事事，使得兩種杜撰的說法到處傳播。

其一，對於古代愷撒的祈求，人民或元老院有時會給予同意，使他們免於特定成文法的義務和懲罰，這種恩典是凌駕於第一公民之上的權利。愷撒在開始時以謙卑的態度接受，後來這卻成為暴君理應當然的特權，用拉丁文來表示是「免於法律的束縛」
[31]

 ，用來提升皇帝的地位，使其不受任何人為的約束和限制。他的行為只聽從良知和理性的指導，受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崇敬。

其二，無論是在哪一個時代，行政長官的頭銜和權力都必須依賴於元老院的法令才能生效，但是在羅馬人的觀念和語文沒有發生以訛傳訛的錯誤之前，「帝王之法」
[32]

 是人民贈送出去便無法撤回的禮物，這種前所未有的概念是出於烏爾比安的想像，更可能出自於特裡波尼安。要說皇家權力開始時就受到自由和公正原則的支持，就事實而論無疑是錯誤的，它所產生的結果是使人民受到奴役。「自從羅馬人民把他們整個的權力，依據皇家的法規，全部轉移到君主身上以後，皇帝最大的樂趣便在於掌握嚴厲和有效的法律。」這樣可使一個人甚或一個兒童的意志，凌駕於年齡和時代的智慧以及數百萬人的願望之上。國勢沒落的希臘人竟然非常自傲地宣稱，立法的權力在執行時很容易成為專制的工具，只有留在皇帝的手裡才能確保安全。狄奧菲盧斯在查士丁尼宮廷中大聲疾呼：「到底是哪些利害關係或感情因素，能夠使他從容而崇高地擢升至君王？他已經成為臣民生命和財產的主宰，而那些引起他不滿的人，有很多遭到死亡的命運。」

歷史學家不屑於冠冕堂皇的奉承話，可能承認，私法問題的關鍵在於偉大帝國的絕對統治很少受個人的深思熟慮的影響。在皇帝不偏不倚的心靈中，用德行或理性來顯示，他是和平與公正的護衛者，社會治亂與自己的利益密不可分。在最軟弱和最邪惡的朝代，智慧超群和正直無私的帕皮尼安和烏爾比安擔任最重要的司法職位，《御法集》和《羅馬民法彙編》當中最單純的素材，用卡拉卡拉和廷臣的姓名來題字銘記。
[33]

 羅馬的暴君有時是行省的恩主。一把匕首終結了圖密善的罪行，謹慎的涅爾瓦肯定了這一刺殺行為，就在行省的民眾為涅爾瓦的判決歡欣鼓舞時，氣憤的元老院宣告涅爾瓦的判決無效。

官員對案情提出不實的報告，就是最英明的皇帝也會受到欺騙，這在皇帝回復官員請示所做的批答
[34]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瀆職濫權的行為，等於將他們草率的判決，與成熟而周詳的立法置於同一水平，就是用圖拉真的見識與作為，同樣無法提出有效的譴責。皇帝對呈文的批答，以及他在諭令、詔書和國是咨文的裁示，全部用紫色墨水
[35]

 簽署，作為一般或特定的御法傳達到所有行省，官員要據實執行，人民要聽命服從。這些御法的數量不斷增加，遵守的條款經過年深月久，產生諸多疑點，更加含糊難解，直到後來必須整理歸納，成為合於君王要求的《格列高利法典》《赫摩吉尼安法典》和《狄奧多西法典》。前面兩部法典由私人編纂而成，分別是兩位律師精心研究的成果，包括的時間從哈德良在位到君士坦丁臨朝，當時的皇帝幾乎都是異教徒，將他們的御法做有系統的整理，現在只保有若干斷簡殘篇。第三部法典是狄奧多西二世下令編纂，經過刪節以後一共有16卷，現在仍舊傳世，包括君士坦丁以降以及他本人統治期間的御法，這些皇帝已經都是基督徒。這三部法典在法庭具有同等的權威，任何被引用的法條和判例，要是沒有包括在這幾部神聖作品之中，法官就會將它當成偽造或作廢，根本不予理會。
[36]



未開化的民族沒有文字，因此用明顯的記號來代替，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使得公私交易的合約不被遺忘。羅馬人最早的法律體系就像啞劇表演，完全採用手勢來表達文字的意義，只要審判程序的形式有任何微小的錯誤和疏失，即使穩操勝券的權利要求，不問內容如何都會遭到撤銷和廢止。夫妻共享婚姻生活，就將水與火這兩種元素交給對方
[37]

 ；離婚妻子要將一串鑰匙交出來，代表失去管理家庭的權力；解放一個兒子或是一個奴隸，讓他免於奴役的生活，就輕輕給他一記耳光，將他打得轉過身去；要是禁止做一件工作就是對著它丟石塊；用折斷一根樹枝來表示阻撓權利的取得；緊握拳頭代表發誓或提出保證；右手是忠誠和信任的象徵；一根折斷的麥秸代表對契約的保證；砝碼及磅秤出現在每次的付款中；繼承人獲得了遺囑，有時候不得不打一個響指、脫下身上的衣服丟掉、真的或假裝表現出一副喜不自勝的樣子。要是一位市民為了找出被偷的物品進入鄰居的家中，就要用亞麻布巾圍住自己，不得赤身露體，臉上應該戴著面具或是頂著盆子，以免在閨女或婦人的面前亮相，眾目睽睽之下有傷顏面。
[38]

 在民事訴訟中，原告可以觸摸證人的耳朵，對於不願前來的對手可以抓住他的脖頸，並且用嚴肅和哀傷的言辭，懇請市民朋友給予幫助。原告和被告相互抓住對方的手，站在法務官的法庭前好像準備開戰，法務官就會要求他們提供雙方訴訟的主旨；他們離開和歸來時都踩著整齊的步伐，在法務官站立地點的腳下撒一塊土，表示這就是產生爭執的田地。

法律的語言和行動用充滿奧秘的技巧來表達，這些都由祭司和貴族傳承下去，就像迦勒底的占星者那樣，向他們的部從宣佈辦事和休息的日子。這些重要的瑣碎事項與努馬的宗教交織在一起，等到《十二銅表法》頒布以後，羅馬人民還是不了解法庭的審判程序。有些平民出身的官員產生反叛的心理，這才洩露出有利可圖的秘密。在更為開明的時代，法律行為會受到嘲笑和議論，同樣是這些古代習俗認可了這樣的做法，反倒是抹殺了原始語言應有的功用和意義。
[39]




 四、法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階段的區分及主要的哲學理念

羅馬的哲人更進一步培育人文科學的技藝，嚴格說，這些人可以說是民法的創始者。羅馬人在語文和習俗方面有所改變，使得新生的每一代不再熟悉《十二銅表法》的風格，那些研究法律的古人對於內容可疑的條文，所做的解釋已經不夠完善。闡明曖昧難明的含意，確定適用的範圍，應用合理可行的原則，擴大與日俱增的影響，調和各方矚目的矛盾，這是更為崇高而重要的任務。古代法規的闡釋者已經在暗中左右行省的立法，他們運用精到的解說與法務官的公正協調一致，以改革黑暗時代的暴政。不管所使用的工具是多麼陌生和複雜，制定人為的法律體系所要達成的目標，是要恢復自然和理性最簡明的規範，使得一介平民能夠憑著自己的本領，有力量推翻共和國時代所建立的制度。這場變革從《十二銅表法》到查士丁尼當政延續了將近1000年，可以劃分為時間概等的三個階段，各有不同的指導模式和法學家的特性以資區別。
[40]



第一個階段大致從羅馬建城303年到648年(450—105 B.C.)，自負和無知將羅馬法限制在狹隘的範疇之內。羅馬在適合公共活動的日子開放市場，舉行集會，精通法律的專家在廣場上散步，準備向市民同胞提供所需的勸告和意見，即使詢問者的地位卑賤也一視同仁，希望能獲得他們的選票，同時答應在未來只要有機會，他會回報他們所給予的支持。等到這些法律專家的地位隨著年齡日益增長，就坐在家中的椅子或官座上，帶著莊嚴的神色等候主顧前來請教，這些人來自城鎮或鄉村，從清晨開始就把專家的大門拍打得山響。他們經常提出咨詢和商議的項目，多半是社會生活的應盡責任和法庭訴訟有關的事務，依據謹慎的原則和法律的規定，形成口頭或書面的專家意見。同一階層的法律專家和家族裡的年輕人獲准前來旁聽，他們的子侄獲得私下傳授經驗的好處，穆西安家族享有多年的名望，就是因為後裔能夠傳承民法有關的知識。

第二個階段從羅馬建城648年到988年(105 B.C.—235 A.D.)，是羅馬法光輝燦爛和卓然有成的時代。從西塞羅的出生到塞維魯·亞歷山大在位，體系已經建立，學校已經創製，書籍已經編成，這兩位大人物的生與死，對於教導有志於法律的學生有很大的助益。伊利烏斯·庇圖斯又稱卡圖斯，意為「絕頂高手」，他著有《三方紀要》一書，是有關法律體制最古老的著作。監察官加圖致力於法律的研究，獲得舉世稱譽的名聲，他的兒子更能克紹箕裘。穆修斯·斯卡埃沃拉的同宗有三位是法學界的賢德之士，但是他們的門生弟子塞維烏斯·蘇爾比西烏斯對這門學問最為專精，他也是西塞羅的好友。在共和國時代和以後的愷撒統治之下，學術的傳承終於由帕皮尼安、保羅和烏爾比安完成統合，建樹之大可以說與前人不分軒輊，他們的作品有不同的標題，與所獲得的名聲一起流芳百世。我們以拉貝奧的著作為範例，從中能看到有很多的觀念出自他們的倡導和啟發。拉貝奧是奧古斯都時代最著名的律師，他的時間被平均分配在鄉間與城市，事業和著述並重，可以列舉出400多卷作品，都是他退隱的成果。而他在法律界的對手卡庇托特意搜集相關的書籍，有259卷作品經常被引用，只有少數教師精通100捲著作，能夠用來陳述意見。

第三階段從羅馬建城988年到1320年(235—567 A.D.)，羅馬法的賢哲之士已經式微，從亞歷山大在位到查士丁尼統治為止。對法律的求知慾已經獲得滿足，暴君和蠻族據有寶座，積極進取的精神轉向宗教信仰的爭論，羅馬、君士坦丁堡和貝裡圖斯的法學教授，樂得把先賢的著作照本宣科誦讀一番。法律的研究進度緩慢，沒落卻很快，從而可以推論，法學教授需要和平與精進的環境。那段時期出現了很多位著有大部頭作品的民法學家，這可以清楚證明，必須要有共通的判斷、經驗和勤奮，才能寫出這些作品，也才能閱讀這些作品。在一個循環往復的時代，很難出現西塞羅和維吉爾這樣百世不見的天才人物，但是傑出的法律教師可以造就青出於藍的門徒。

法律體系大致能適合早期羅馬人的需要，在建城後大約7個世紀時，受希臘哲學的影響，有相當的精進和改良。斯卡埃沃拉家族從使用和經驗中獲得教訓，塞維烏斯·蘇爾比西烏斯卻是第一位為自己的技藝建立起通用理論的法學家。
[41]

 為了識別他理論的真實和虛假，他把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和斯多噶的學說當作絕對正確的法則，將特定例子歸納為一般原理，在一團混亂之中散發出秩序和雄辯的光芒。

西塞羅與蘇爾比西烏斯同時代，兩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拒絕承認自己是一個專業律師，但是他具備無可匹敵的天賦才華，運用點石成金的本領，使國家的法律體系發出耀目的光芒。西塞羅拿柏拉圖當範例為自己的國家寫成《論共和國》一書，可以當成一篇法律的論文，費盡苦心從天國的起源，推論出羅馬制度的睿智和公正。按照他那崇高的假說，整個宇宙形成一個巨大的聯邦，神與人都是生命共同體的成員，用同樣的本質共享一切，理性制定自然和民族的法律，所有實用的制度雖然經過意外或習慣的修正，全部出於公理正義的權利原則，神明將這些原則銘刻在每一個善良的心靈之中。他精通這些富於哲理的奧秘，用溫和的態度將懷疑論者排斥在外，因為他們拒絕相信這一切；還有就是享樂主義者，他們根本不想採取行動。後者對於共和國毫不關心，他只有勸他們憩息在滿是陰影的花園。西塞羅提出非常謙卑的請求，新的學院要保持寧靜，要是共和國不顧一切加以反對，他那美好壯觀、秩序井然的結構，苦心建立、崇高博大的體系，很快會遭到毀滅的命運。他認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芝諾是僅有的教師，他們教導市民加強武裝，盡到社會生活的責任。

有關哲學的指導方面，斯多噶教派以堅定的意志為甲冑
[42]

 ，主要穿著的時機是在法律學校，不僅可以保護自己，也能用來作為裝飾。羅馬的法學家從雅典的柱廊學會如何生活、思考和死亡。他們多少會習染不同學派的偏見，喜愛充滿矛盾的悖論，養成爭論強辯的習慣，非常在意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形式優於內容的概念，被用來確定財產權。特雷巴提烏斯贊同罪行的平等，認為接觸耳朵等於接觸整個身體。要是有人偷一堆糧食或是一大桶酒，那就等於是犯了偷盜一切事物的罪行。


 五、羅馬法學家所樹立的權威以及派系之間的競爭

獻身軍旅、辯論議壇以及精通民法是羅馬市民獲得榮譽的途徑，要是能將這三項專長集於一身，更能出人頭地。學識淵博的法務官，在草擬諭令和詔書時，就能充分表達個人的理想和情操；監察官或執政官的意見更能獲得眾人的尊敬；解釋法律時所產生的疑點要待法學家一言而決，出眾的德行能讓他獲得光榮的勝利。神秘的簾幕長久以來保障貴族玩弄司法的權術，要等到更為文明的時代，法律體系才能夠建立自由調查的原則。在廣場的辯論可以闡明更為微妙和複雜的案情，規則、公理和慣例
[43]

 可以真正成為理性的指示，法律專家的同意與法庭的運作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這些闡釋者既不制定也不執行共和國的法律，就是法官有時也不理會斯卡埃沃拉家族的權威，何況那些高明的律師用過人的口才或狡猾的詭辯，經常推翻他們在法律方面的論點。奧古斯都和提比略最早運用民法學家的專門知識，把這作為發揮作用的工具。有了這些專家學者的大力效勞，才能使古老的體系符合專制的精神和立場。確保這門學問的崇高地位，成為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於是君王把提出合法和有效意見的特權，限於具有元老院議員或騎士身份的賢明之士，這些人在事先都經過君王的判斷和認可。這種對司法的壟斷盛行一時，直到哈德良在位才恢復原有的方式，每個市民只要自認有能力和學識，都可從事法律這門行業。法務官的自由裁量權現在反而被教師的經驗操控，法官樂於聽從法條的本文以及對它的闡釋。最重要的改革是附加條款的運用，這是民法學家的建議，經過奧古斯都的批准。

要是民法學家的意見能夠達成一致，那麼最專制的命令也只能要求法官與他們的意見保持一致。不過真正的制度通常基於習慣和傳統，法律和語言不僅含混而且武斷，在理性無法發聲的情況下，對爭執的熱愛會被對對手的嫉妒、自大的老師以及他們那盲目追隨的門徒激發。羅馬法一度產生兩個出名的派系，分別是薩比努斯派和普洛庫利烏斯派。阿提烏斯·卡庇托和安提斯提烏斯·拉貝奧這兩位法學界的哲人，可以拿來裝飾奧古斯都時代的和平：前者受到君主的重用而顯赫一時；後者藐視高官厚爵更是名重士林，雖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他的反對並沒有讓羅馬的暴君受到傷害。他們的個人風格和處事原則大相逕庭，因而影響到各自對法律的研究。拉貝奧對於古老共和國的形式非常執著，而他的對手則信奉正在發展的君主政體那有利可圖的本質。廷臣的性格必須溫馴而且謙遜，卡庇托很少敢於偏離先輩的意見和看法，甚至就是說話的語氣都很注意；拉貝奧這個大膽的共和主義分子毫不畏懼矛盾或革新，追求獨立自主的觀念。不過，拉貝奧局限於他那嚴苛的結論，認為一切要依據條文的字義；他那待人寬厚的對手，認為要運用人類的常識和感情，擴大公平正直的範圍，來解決同樣的問題。要是用公正的以物易物方式取代支付金錢，卡庇托仍舊將這種交易視為合法的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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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參考自然界以決定人類的青春期，認為不必嚴格限定在12或14歲。
[45]

 卡庇托和拉貝奧所設立的學校，從奧古斯都到哈德良這100多年中
[46]

 ，始終保持成見已深的競爭，創辦人用著書立說來傳播相互對立的觀點和看法。

兩個派系的取名是來自誨人不倦的教師薩比努斯和普洛庫利烏斯，也有人將這兩派稱為卡修斯派和珀伽索斯派。但是說來也奇怪，大眾更喜歡珀伽索斯
[47]

 ，他是圖密善的奴隸，生性怯懦；這時愷撒的寵臣以卡修斯為代表，他名聲顯赫，祖先就是暗殺愷撒大帝的愛國者卡修斯。編纂《永久成規》時，派系之間的爭論已大致塵埃落定。對於這部極為重要的著作的編者，哈德良皇帝選定的人選是薩比努斯派的首腦，身為君主政體的友人在各方面都佔上風，但薩爾維烏斯·朱利安逐漸融合勝利者和失敗者的見解自成一派。就如同當代的哲學家，安東尼時代的律師拒絕承認國君的權威，從各種不同的體制中採用最適合的原理和學說。
[48]

 但如果他們的選擇較為一致，他們的作品也不會如此載籍浩瀚。相互牴觸的證詞不僅繁多而且各有份量，法官要想憑良心做事也會受到困擾，每個案件的判決可能不是出於情感作用就是出於利害關係，但都有德高望重的人物認可。狄奧多西二世發佈寬容的詔書，免得花費精力去比較或衡量這些爭執。他指派蓋烏斯、帕皮尼安、保羅、烏爾比安和莫德斯提努斯五位法學家，全盤整理羅馬的法律體系，按照多數表決的方式進行審查，要是意見難分軒輊，則由智慧超人的帕皮尼安做出最後裁決。
[49]




 六、查士丁尼對羅馬法的改革及法典的編纂

等到查士丁尼登極稱帝(527 A.D.)，羅馬法的改革是擺在他面前的一項艱巨卻又勢在必行的任務。經過10個世紀的漫長歲月，法律條款和司法文件有數千卷之多，一般人沒有財力購買也無能力消化，而且所需要的書籍也很難找到。法官就像目不識丁的文盲只能任意處置案件，就如同空有萬貫家財的富翁，要花錢時仍然一窮二白。那些使用希臘語的行省居民，將生命及財產交給他們一無所知的語言來處置。在貝裡圖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學院裡，人們把拉丁語當作野蠻人使用的方言，學生不願盡心盡力去學習。幼年的查士丁尼有如伊利裡亞的士兵，只熟悉當地的土話，等到少年時代才接受法律課程的教導，現在基於帝國的需要，選出東部學識最為淵博的法學家，隨同他們的君主努力進行改革的工作。皇帝的倡導和官員的經驗，有助於學者專家提出他們的主張。

特裡波尼安的積極進取鼓舞了大家，進一步推動整個計劃。這位極為出眾的人物是潘菲利亞行省塞德地方的土著，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受到無數的讚許和指責。他的才華就像培根
[50]

 一樣，精通那個時代所有的事務和知識。特裡波尼安用散文和韻文就各種不同的題材，寫出變化多端和深奧難解的作品
[51]

 ：像是讚譽查士丁尼的具有雙重含意的頌詞；哲學家狄奧多圖斯的傳記；幸福的本質與政府的責任；荷馬作品目錄及24種詩韻；托勒密的天文學準則；太陰的月相轉換；行星家族的體系；世界的和諧系統。

他進一步運用拉丁語來研究希臘文獻，這位羅馬的民法學家把所有的資料保存在圖書館和自己的腦海之中，終其一生堅持不懈地精研法律這門學問，為他開啟飛黃騰達的富貴之路，從在禁衛軍統領的手下擔任律師開始發跡，接著擢升為財務大臣、執政官和御前大臣。查士丁尼在國務會議中經常聽取他的報告，他不僅口若懸河而且智慧過人。即使如此，他的態度始終保持謙虛，行事低調，以減少別人的嫉妒之心。他受到宗教信仰不夠虔誠和貪財好貨的指責，難免會玷污他的德行或形象。在心胸狹隘和善於羅織罪名的宮廷，這位據有重要職位的大臣受到控訴，說他在暗中背棄基督教的信仰，心中存有無神論者或異教徒的思想和情懷，主要是歸於末代希臘哲學家的影響，當然這種借口非常矛盾，根本無法自圓其說。他的貪婪倒是證據明確而且眾所周知，要是他在司法部門收受禮物而發揮影響力，企圖改變審判的結果，就像再度發生培根的案例。如果他使神聖不可侵犯的職業受到羞辱，如果他為了獲得私人報酬的不純正動機，每天都在制定、修正或註銷法律，那麼即使是他的建樹也無法為其卑鄙的行為贖罪。

在君士坦丁堡的叛變事件中，民眾的氣憤叫囂使他遭到罷黜而丟官，但是他很快恢復了財務大臣的職位，直到他去世為止，有20多年的時間始終獲得皇帝的重用和信任。查士丁尼讚許他的唯命是從和負責盡職，然而由於皇帝的虛榮心作祟，他難以分辨這種鞠躬盡瘁的態度是否已經墮落成諂媚奉承。特裡波尼安敬愛仁慈的主子有如神明，感歎世間怎麼會有這樣偉大的君王，他裝出一副戒慎恐懼的樣子，害怕查士丁尼就像以利亞或羅慕路斯，會被上蒼接走送到光榮的天國。
[52]



如果愷撒完成羅馬法的改革，他那因反思和研究而增強的創造才能，就會帶給世界一套純粹和原創的法學系統。無論是否出於奉承之詞，東方的皇帝生怕個人的判斷成為公正的標準，雖然自己擁有立法的權柄，但還是要借用時間和輿論的協助，以逝去的哲人和立法者作為監督，好完成辛苦的編纂工作。查士丁尼要完成的工作並不像藝術家那樣，只是用自己的手通過簡單的鑄模來塑造一尊雕像，他的著作如同古代耗費錢財的方格狀路面，是一大堆缺乏條理的斷簡殘篇。登基第一年，他指示特裡波尼安，在9位飽學之士的協力下，校勘歷代皇帝的法令和詔書(公元528年2月13日)，從哈德良統治的年代開始，將格列高利、赫摩吉尼安和狄奧多西三部法典記載的項目，全部包括在內，要修訂錯誤失落和相互矛盾的條文，刪除已經作廢的部分和過分冗長的文字，選擇立法明智和裨益良多的法規，讓其能夠適應法庭的運作，為臣民帶來福祉。完成這件工作只花費了14個月的時間。這個新成立的十人委員會，企圖傚法羅馬先賢的事功，十二卷法典或稱為「表」是最好的成果(公元529年4月7日)。查士丁尼的新法典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以示尊榮，經過簽字批准以後，交給各單位的公證人和書記，用筆抄錄很多部，經過校正無誤，分送歐洲、亞洲以及後來阿非利加各行省的官員，選擇莊嚴的節慶期間，在教堂的門口當眾宣讀這部帝國的法律。

隨後進行更為繁重的編纂作業，要從羅馬法學家的決議、假設、質疑和爭辯中，摘錄出法學理論的精義。皇帝指派17位律師，在特裡波尼安的領導之下(公元530年12月15日)，要超越前賢著作所涵蓋的範圍。如果他們能遵照命令在10年內盡其全功，查士丁尼對他們的勤奮一定會感到滿意。結果他只花了3年就快速編成了《論法彙編》或稱《羅馬民法彙編》(公元533年12月16日)
[53]

 ，至於是獲得讚許還是譴責，要看執法者運用得好壞而定。他們根據特裡波尼安的圖書館搜集的資料，選出40位過去最有聲望的法學家
[54]

 ，以及節錄在50本作品裡的2000篇論文，進過仔細統計，原有300萬行或節的文句
[55]

 ，經過刪節以後很合理地保留15萬行。完成重大著作編纂的前一個月，先完成了《法學初步》，看來羅馬法在編纂摘要之前，先完成基本原理才較為合理。皇帝贊同他們的工作計劃，運用立法權批准這些平民的研究成果。他們對於《十二銅表法》、君主的《永久成規》、人民的法律以及元老院的敕令，完成註釋，取代原書的權威，將原書視為無用的古老遺物，全部予以廢棄。《御法集》《民法彙編》和《法學初步》被稱為正式的民法體系，是法庭唯一能運用的法源，也是在羅馬、君士坦丁堡和貝裡圖斯學院的唯一教學材料。查士丁尼把他的「永久神諭」告訴元老院和行省，完成這項偉大的工作使他感到非常自傲，同時裝出虔誠的態度，把這一切歸於上帝的啟示和支持。

由於皇帝婉拒原創作品帶來的虛名與嫉妒，我們僅能瞭解的狀況是寫作的方式、資料的選擇和內容的精確，這些是編纂者不可或缺的德行。在形形色色的法律觀念之中，很難指出哪些是他真正偏愛的，但是查士丁尼對三部著作所頒的諭令並不相同，有可能三部都沒有討到他的歡心，可以確定有兩部不對他的胃口。在選擇古老的法律條文時，他對前面的皇帝沒有帶著猜忌的眼光，而是抱著一視同仁的態度。參考的資料最早沒有超過哈德良統治的年代，法律對異教和基督教只存在很小的差別，經狄奧多西的迷信所採用，經過人們的同意才被廢止。但是《民法彙編》的法律體系所涵蓋的時期大約是100年，從《永久成規》的編纂到塞維烏斯·亞歷山大的逝世。在哈德良之前幾任愷撒當政時的法學家，書裡很少談及，就是整個共和國時代也只不過提到三個名字。查士丁尼的寵臣(有人極力主張)害怕接觸自由之光和嚴肅的羅馬哲人。加圖、幾位斯卡埃沃拉和蘇爾比西烏斯的作品充滿純正和淳樸的智慧；特裡波尼安卻援引與他更意氣相投的精神，敘利亞人、希臘人和阿非利加人都擁到皇家的宮廷中，將拉丁語當成外國語言來學習，視法律為賺錢的行業。

查士丁尼大臣
[56]

 所接受的指示，是要努力工作，盡快為帝國的臣民謀取福利，而不是研究古人的學問，滿足對知識的探求。他們的責任是要選出羅馬法最適用的部分。古老共和政體分子所寫出的作品不論多麼淵博和卓越，已經不再適合習俗、宗教和政府的新體制。即使西塞羅的老師和朋友仍舊活在世間，我們會坦承除了語言能夠保持精純以外
[57]

 ，原有的極為優秀的素質已經被帕皮尼安和烏爾比安的學校所超越。法律這門人文科學要靠時間和經驗的累積，所以發展的進程非常緩慢，越近代的作者自然可以掌握方法和史料的優勢。兩位安東尼皇帝在位時，法學家研究先輩的作品，他們所具有的哲理素養會緩和古代的嚴刑峻法，簡化審判程序的形式，從敵對派系的嫉妒和偏見中抽身而出。

現在要選擇最具權威的著作來編纂《民法彙編》，完全依靠特裡波尼安的正確判斷。即使權柄操之在上，也不會免除他的神聖責任，那就是一切的作為要真實和忠誠。查士丁尼是帝國的立法者，他可能撤銷了安東尼時代的法案，或是譴責那時的自由原則有煽動作用，然而這些原則仍為最後的羅馬律師所維護。過去的事實存在於專制政體所不及之處。當皇帝使完整無缺的原文產生訛誤；要把在他奴役統治下的文字和觀念，銘刻上古老和受尊敬的名字，使人誤以為是古人的作品
[58]

 ；或者用權勢的手，查禁那些純正和可信的抄本，不讓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觀念，那麼皇帝就犯下了欺騙和偽造的罪行。特裡波尼安和他的同事所實施的修訂和篡改，用統一內容做借口為自己辯解，以獲得寬恕，但是他們還不夠仔細和小心，《御法集》和《民法彙編》有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仍舊可以用來考驗現代法學家的耐性和功力。
[59]




 七、古代法律精神的喪失以及查士丁尼立法的矛盾

查士丁尼的敵人在傳播一項毫無證據的謠言，說《民法彙編》的作者把古老的羅馬的判例全部化為灰燼，表面原因是其錯誤百出或冗長難以卒讀。然而皇帝完全沒有必要做出這種會招致不滿的行為，他大可以安安穩穩等待無知和時間來毀滅古老的遺留物以實現自己的企圖。在發明印刷術和紙張之前，著作所花費的勞力和材料極其龐大，僅僅富人才有購買的能力。我們可以合理計算，當時的書價是現在的100倍
[60]

 ，只能用抄寫的方式很緩慢地增加數量，重錄時也得非常小心，對獲利的渴望誘使褻瀆神聖的抄書匠擦掉古代的文字，索福克勒斯或塔西佗的作品不得不讓步，空出的羊皮紙成為彌撒書、講道集和聖徒傳。
[61]



要是天才最傑出的創作也落得如此下場，還能期望那些過時的枯燥和貧瘠的作品能保持長久？法律書籍很少有人感興趣，更不能拿來當作消遣，價值與當前的運用有很大的關係，只要出現風行一時的革新版本，或是作者有更高的聲譽，或是建立權威後獲得公眾的肯定，原有的書籍就會被取代，永遠消失不見。在一個四海昇平與倡導學術的時代，從西塞羅到最後的安東尼皇帝時代的法學家的著作已經蒙受相當大的損毀，只有少數在學校或廣場表現出色的大師，人們出於對傳統和名聲而產生的好奇，他們的名字仍舊為人所知。360年的混亂和衰弱加速了遺忘的過程，也許可以這樣認定，那些為查士丁尼所忽略而使他遭到指控的作品，很多已經無法在東部的圖書館裡找到。
[62]

 帕皮尼安或烏爾比安的抄本被認為對未來的運用沒有價值，改革者予以禁止。《十二銅表法》和統領的佈告都已逐漸湮滅。希臘人基於嫉妒和無知的情緒，對古代羅馬人的紀念物不是忽略就是摧毀。甚至就是《民法彙編》也差點毀於船難的危險。專家學者認為西方所有的版本和原稿都出自一個來源
[63]

 ，公元7世紀初葉在君士坦丁堡抄錄
[64]

 ，後來陸續因為戰爭和商業的偶然因素，才運送到阿馬爾菲
[65]

 、比薩
[66]

 和佛羅倫薩
[67]

 ，現在都當成神聖的遺物
[68]

 保存在共和國古老的宮殿。
[69]



改革者最關心的事是要預防自己的法典未來步上前人的後塵，被人大刀闊斧加以刪節。為了使《御法集》《民法彙編》和《法學初步》原文保持完整，嚴格禁止使用隱語和縮寫。查士丁尼回想起，註釋者憑著本身的權威性就可以斷送《永久成規》，於是公開提出偽造的懲罰條例，以對付大膽的法學家，竟敢任意闡釋曲解君王的本意。阿庫修斯、巴爾托盧斯和庫雅修斯這些學者，除非他們敢於對查士丁尼約束後來法典以及心靈與生俱來的自由進行抗爭，否則就應為他們積累的罪行感到羞愧。皇帝沒有能力使自己保持穩定不變的立場，當他吹噓已經恢復戴米德的交易，具備點石成金的本領時
[70]

 ，發現竟然先要分開黃金與雜質。《法典》頒布以後不到6年，為了要完成新的版本使之更為精確(公元534年11月16日)，他指責新的計劃不夠完美，最後為他的法學體系增加了200卷的篇幅，有50個判例來闡明最難解和最複雜的法律論點。在他漫長統治中的每一年(要是按普羅科皮烏斯的說法是每一天)，他都提出一些法律的改革。他有很多法案被自己宣告無效，很多為繼承人所否決或是為時間所磨滅，但是仍有16卷的《諭令》和168卷的《御法新編》
[71]

 (534—565 A.D.)成為法律體系最可信的主要部分。

哲學家的看法如果不受偏見影響，會認為這些不斷發生的改變大部分都微不足道，只能用君王已經腐敗成性來解釋，肆意出賣他的判決和他的法律，毫無羞恥之心。這位暗中指控的歷史學家，對君王的指控明確而激烈。他所呈上的唯一例證，可以歸咎於查士丁尼的虔誠或是貪婪。一名富有的狂熱信徒把他的遺產捐贈給埃米薩教會。一個騙子偽造了債務和承諾的付款書，在上面簽上最富有的敘利亞人的名字，使得整個遺產的價值大增。這些富室被騙後懇求按照既定的法定時效應為30年或40年，他們的抗辯卻為一條過往的法令所駁回，把教會要求的權利延長到100年之久。像這樣蔑視公正和無法無天的詔書，是為了應付暫時的需要，在他的統治期間還是很明智地加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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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皇帝真想推卸責任，隱瞞妻子和寵臣的腐敗，就會引起懷疑，敗壞他的名聲，單是這種惡行就會貶低法律所應有的尊嚴。查士丁尼的擁護者也不得不承認，不論他真正的動機何在，憑著這種輕浮善變的性格，就不夠資格成為立法者和偉大人物。

君主很少會願意屈尊成為臣民的老師，但查士丁尼在這方面真可說是實至名歸。在他的指示之下，一個繁複而又瑣碎的系統被簡化為包含基本學理的論文。在形形色色的羅馬法教學課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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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烏斯編纂的《法學概要》
[74]

 無論是在東部還是西部都最常見，可以從運用的狀況中看出作者的聲望。皇家委員會成員、特裡波尼安、狄奧菲盧斯和多羅修斯負責內容的挑選工作。安東尼王朝的自由和純真，被一個墮落時代極其粗鄙的材料所掩蓋。羅馬、君士坦丁堡和貝裡圖斯的年輕人，可以用這本書繼續深入研究《御法集》和《民法彙編》，對於歷史學家、哲學家和行政官員來說，都是極其寶貴的讀物和參考資料。查士丁尼的《法學初步》(公元533年11月21日)分為4卷，按照非常合理的方式排出相關的章節：(一)人；(二)物；(三)行為；(四)個人的過失，包括刑事法的原則。


 八、羅馬法的「人」：自由人與奴隸、父權與夫權、配偶與婚姻以及監護制度

一個種族混雜而又疆域有限的政府，把人和等級的劃分當成最堅實的基礎。就法國而論，最後的自由權利靠著5萬名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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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神、地位甚或偏見來保持原有的活力；200個家族的直系子孫形成英國立法機構的第二個分支，即上議院，在國王和平民之間維持憲法的平衡；貴族和平民以及外人和臣民之間的地位差異，支撐起了熱那亞、威尼斯和古老羅馬的貴族政治。提到這些，男性的完全平等是混淆極端的民主政治和專制政體的關鍵所在。要是有任何人能夠出人頭地，被擢升到奴隸同伴或市民同胞之上，就會冒犯到君王或人民的尊嚴。羅馬帝國在衰亡的過程中，共和國引以為傲的身份劃分逐漸被廢除，查士丁尼的理性或本能使他完成了一位專制國君的簡單模式。民眾普遍尊敬擁有世襲財產或顯赫祖先的人，皇帝無法去除這種心態。他樂於將榮譽的頭銜和優渥的薪俸賜給他的將領、官員和元老院議員，有些並不固定的恩典讓他們的妻子兒女分享。但是從法律的觀點來看，羅馬市民一律平等，帝國的臣民都是羅馬的市民。這種極具價值的特性最後變得虛有其名。羅馬人再也不能用發言來制定法律，更無權選出每年任職的官員。他們一旦具有憲法規定的權利，就會妨礙到主子專橫的意志。一度只有市民具備管理民政和指揮軍隊的資格，這樣才能接替祖先的征戰大業，後來這種資格卻被拱手讓給日耳曼或阿拉伯的大膽冒險家。

早期的愷撒在意「自由出身」和「奴隸出身」的區別，非常嚴格地加以辨識。這完全取決於「母親」的身份，要是她從受孕到分娩這段特定時間能證明是自由的市民，那麼就合乎法律的公正要求。奴隸被仁慈的主人釋放以後，立即成為「釋放奴」或「自由奴」的中間階級，但是他們並未解除服從和感恩的責任。一個自由奴辛勞工作所得的成果，他的庇主及其家人可以繼承三分之一，要是死後沒有子女或是遺囑，庇主甚至可以得到全部財產。查士丁尼尊重庇主的權利，不過他的恩典將處於低等階級的自由奴的羞辱標誌移走：不論任何人，只要終止奴隸的身份，立即取得市民的資格，不得保留或延遲。雖然被釋放的奴隸並沒有被自然賦予自由出身的尊嚴，但是皇帝用他那至高無上的權力，將這種尊嚴再次賜給他們。從前為了防止釋奴的行為過於浮濫，使卑賤和貧窮的羅馬人迅速增加，法律對年齡、形式和數量都有限制。他最後將這些法令全部作廢，立法的精神有助於國內奴役制度的崩塌。然而在查士丁尼時代，東部行省到處充斥著人數眾多的奴隸，無論是家生奴還是購買獲得，都是供給主人使用，價格從10個金幣到70個金幣不等，依據他們的年齡、體能和受教育程度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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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和宗教發揮影響力，使得處於依賴狀況下的艱難困苦能夠逐漸減少，一位臣民不再因自己有絕對的權力，能掌握奴隸的生命和幸福而自鳴得意。

自然法則使大多數動物愛護和教導幼小的後代。理性的法則使得人類以孝順回報父母。但是父親對子女獨有的、絕對的、永久的統治，是羅馬法的特有之處，這種傳統幾乎和城市的建立同時產生。無上的父權是由羅慕路斯創立確定，在實施3個世紀以後，刻在十人委員會的第四塊銅板上面。羅馬公民的成年兒子在廣場、元老院或軍營享有「人」的公權和私權，然而在父親家裡他僅是「物」，根據法律，他與動產、牛只和奴隸沒有差別，任性的主人可以將這些東西隨心所欲地轉讓或毀滅，在人世的法庭無須負任何責任。養育者的雙手可以收回無償賜予兒子的禮物，而無論是由兒子的勞力還是財產所獲得的東西，都會立即喪失所有權，成為父親名下的產業。他被偷的財物(他的牛只或兒女)可以通過同樣的盜竊方式取回，要是任何一方犯下非法侵害的罪行，他可以選擇賠償損害，或是聽任討厭的「動物」受到侵害不予理會。基於貧窮或貪婪，一家之主可以出售他的兒女或是他的奴隸。奴隸的狀況反而更為有利，在第一次釋奴以後就能恢復已經喪失的自由。兒子在被釋以後又要回到喪盡天良的父親身邊，可能被迫陷入第二次及第三次的奴役生活，一直要到三次出售和受釋以後，才能脫離一再被濫用的父權。

根據法律賦予父親自由處理的權力，父親可以對子女真正或虛假的過失施以責罰，像是鞭笞、囚禁、放逐，或是將子女與最卑賤的僕役鎖在一根鏈條上，送到農村去做苦工。父母的威嚴在於掌握著兒女的生死大權，執行血腥死刑的例子，絕不會受到懲罰，有時甚至會獲得讚揚。在羅馬的編年史中，上溯到龐培和奧古斯都之前的年代，到處都可以找到這類記載。無論是年齡、階級、執政官的職位、凱旋式的榮譽，都不能讓最顯赫的市民免於孝順父母的束縛。他自己的後代與共同的祖先全部包括在家庭之內。對於養子的要求就神聖和苛刻而言，與對親生子並沒有不同。羅馬的立法者並不害怕父權的濫用，雖然並不是沒有這種危險，但他們對父愛的親情具備無限的信心。這種被壓迫的狀態可以通過下面這種方式得到紓解：每一代人都能成功轉變成讓子女敬畏的父母和主人。

最早對父權的限制要歸功於努馬的公正和仁慈。未婚女子要許配給自由人，必須獲得男方父親的同意，但是她的婚姻受到保護，不會讓她受到成為奴隸妻子的羞辱。在最早的時代，當鄰近的拉丁人和圖斯坎人欺壓羅馬這個城市時，城內經常發生饑饉，出售子女成為常見之事。但是隨著羅馬人不再能合法購買市民同胞的自由權利，市場逐漸萎縮，共和國的征戰也摧毀了這一類的奴隸買賣。父親傳給兒子的是並不完整的財產權，依據《御法集》和《民法彙編》的法律體系，確定有「原始財產」、「附加財產」和「登記財產」這三重區分。所有得自於父親的財產，兒子只能給予別人使用權，所有權則永遠歸自己所有。然而如果他要出售財產，債權人不能將奉養父母的那部分列入其中。無論父親通過婚姻、贈予還是旁系繼承所獲得的財產增值了多少，這些都要傳給兒子；父親若非出於特別狀況被排除在外，可以終生享有收益權。只有士兵通過戰勝敵人獲得、掠奪和遺贈的戰利品，可以不必與父親共有，這是軍人英勇殺敵合法和應享的賞賜。經過合理的類推，非共享的部分延伸到任何自由業所得到的酬金、服務公家機構的薪資，以及皇帝和皇后神聖的恩典。

一般而論，對於市民的生命而言，父權的濫用所造成的威脅不如自身財產帶來的危害。然而對於一個不配做父親的人而言，兒子的生命會妨礙到他的利益或情感：從腐敗所產生的同樣的罪行，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奧古斯都時代的人性。殘酷的伊裡克索鞭笞自己的兒子直到兒子氣絕，皇帝將他從憤怒的群眾手裡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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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的父親縱情於奴性的統治之下，把自己降格成嚴肅而又溫和的法官。阿里烏斯私開法庭，對自己的兒子宣判莫須有的弒親罪，奧古斯都出面干預，提供個人意見，宣佈對其處以放逐的判決。有個父親像強盜一樣，抓住打獵的機會殺害一名年輕人，說他與繼母發生亂倫的戀情，哈德良將猜忌的父親流放到海島。個人進行私下的審判，嚴重違反君主政體的精神，父母只有再將自己從法官降到原告。塞維魯·亞歷山大責令官員聽取他的控訴，並執行他的判決，他不再能奪取兒子的性命而免於謀殺的罪名和刑責。公正的君士坦丁最後還是將弒親罪的痛苦加在兒子身上，這種罪行只有運用《龐培法》才能免於懲處。

類似的保護存在於每個時代，有理性的人會讚許保盧斯的仁慈，凡是扼殺和餓死初生嬰兒，或是自己沒有憐憫之心，卻將嬰兒拋棄在公共場所，博取大家惻隱之心的父親，保盧斯將這種人判處謀殺罪。但是遺棄子女在古代是沿襲已久的惡行，而且極為猖獗。那些從來沒有接受過羅馬父權觀念的民族立下規定，不僅允許這種行為的存在，在實施以後也不會得到懲處。呼籲人類良知的悲劇詩人，竟然認為這種流行的習俗根本無關緊要，同時用經濟和同情的動機來加以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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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父親忍得下心，雖然不能逃過譴責，但至少能逃過法律的制裁。羅馬帝國到處沾染嬰兒的鮮血，等到瓦倫提尼安和他的同僚在位時，他們將這種謀殺罪列入《高乃利烏斯法》的條文和所要表達的法律精神中。然而司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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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基督教信仰的教導不足以消除這種不人道的行為，唯有加重刑責，對其判以死刑，產生嚇阻作用，才能夠增強原本溫和的影響力量。

經驗證明，未開化的野蠻人是侵犯女性的暴君，社會生活的進步才會改善婦女的處境。為了能夠獲得強壯的後代，萊喀古士將結婚的年齡延後，努馬原來定為12歲，這實在是太過年輕，導致羅馬的丈夫隨自己的意願來教導純潔和服從的處女。按照古代的習俗，他把新娘從她的父母那裡買來，她要履行「初夜」的責任。在為她花費3個銅幣以後，她就可以被引導到丈夫家中拜祭灶神。祭司在10名證人陪同之下把水果當作奉獻的供品，簽訂婚約的伴侶坐在同一張羊皮上，吃用麥或米做的鹹餅，稱為「麥餅聯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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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意大利的古代食物作為心靈和肉體神秘結合的象徵。但是這種結合就女方而言，極為嚴苛而且不夠平等。她要拋棄娘家的姓名和祭神儀式，接受新的奴役生活，她唯一的裝飾就是收養的頭銜。

有關婚姻法的制定既不合理也不文雅，一個家庭的母親(這是最適當的稱呼)成為很奇特的角色，被看成自己子女的姐姐，對她的丈夫或主人而言則是女兒，只有丈夫被授予掌握家庭的父權：她的行為要經過他的裁決，可能會得到同意、譴責或懲罰，即使他無理取鬧她也要遵守；他可以進行生或死的審判；在通姦和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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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案件中，可以對其做出適當的判決；她獲得和繼承的利益全部歸丈夫所有。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婦女的定義不是「人」而是「物」，要是最早的頭銜存在漏洞，她們就會像一般的動產那樣，丈夫在使用或擁有一整年以後，合法獲得對妻子的所有權。羅馬的丈夫，一般而言，可以免除或拒絕婚姻的債務，然而雅典人和猶太人的法律非常審慎提出堅定的要求。
[82]

 羅馬人對一夫多妻制根本沒有概念，所以不會讓更美麗或更可愛的伴侶跟他同床共枕。

羅馬的貴婦人在布匿戰爭獲勝以後，渴望享受一個自由和富裕共和國所共有的福利，她們的願望在父親和愛人的縱容之下得到滿足。嚴肅的監察官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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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經努力，想要阻止她們的野心，但是沒有成功。她們不願舉行古代肅穆的婚禮，廢止每年要離家三天以中斷時效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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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簽訂更為自由和明確的婚約，並且不會喪失自己的姓名或自主能力。她們的個人財產在確保所有權的狀況下可以與丈夫共同使用，揮霍的丈夫對於妻子的產業既不得讓售也不得抵押。為了防止不法轉移財產，法律禁止夫妻的相互賜予。任何一方處理不當，特別是使用另外的名字，會使未來的受惠對像構成盜竊行為。對於這種缺少拘束力和出於自願的結婚協定，宗教和官方的儀式並非絕對必要，雙方都處於相同的階級，這確保他們結婚後可以共同生活。基督徒恢復婚禮的莊嚴和隆重，從虔誠的祈禱和教士或主教的祝福中，獲得所有屬靈和精神的恩典與榮耀。會堂的傳統、福音的教誨以及全國或行省宗教會議的教規，對於婚姻這種神聖制度的源起、效力和責任都已經詳細律定。基督徒出於良心的自覺，對於教會統治者的信條和譴責更為敬畏。然而查士丁尼的官員並不隸屬於教會的管轄。皇帝參酌古代法學家的見解，當時他們還沒有建立類似的宗教信仰，所以在《御法集》和《民法彙編》中採用的婚姻法，直接出於公正、策略和兩性的天賦自由這些塵世的動機。

任何合理契約以獲得當事人的同意為必要條件，除此以外，羅馬人的婚姻在事先要獲得父母的認可。當前有些法律逼迫得父親要供應成年女兒的需要，但是在那個時代，即使父親患有精神錯亂，也需要獲得他的同意，通常認為不容他人取代。羅馬人解除婚約有種種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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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莊嚴的誓約，包括古代的麥餅聯婚禮在內，越是隆重的儀式越容易被人放棄。在最早的年代，一個家庭的父親會賣掉他的兒女，他的妻子和兒女處於同樣的境地，這個家庭的法官可以處死觸怒他的人，要是出於善心，可以把她趕出家門。可憐的女性永遠過著毫無希望的奴役生活，除非丈夫基於自己的方便才行使離婚這種男性的特權。羅馬人放棄運用這種誘人的權利大約有500年之久，使他們備受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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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同樣也表明這種結合缺乏平等的條件，暴君沒有意願要放棄他的奴隸，奴隸也不能與暴君脫離關係。等到羅馬的貴婦人成為夫君平等而自願的伴侶，就要運用新的法律體系。婚姻就像其他的合夥關係，只要當事人的一方放棄權利，就可以解除雙方的義務和責任。

經過3個世紀的繁榮和腐化，這種原則被毫無限制地運用，甚至到氾濫成災的地步，情慾、利益和任性使人每天都有離婚的動機。一個自由奴的委託、一次談話、一個簽字、一則信息、一封函件，就能宣佈雙方的離異。人類最美妙而珍貴的結合，墮落成為利潤或享樂的短暫交往。根據生命的不同情況，兩性交替受到羞辱和傷害：一名愛情不專的配偶將她的財產轉移到新的家庭，遺棄自己的無數後代，甚至有的還是私生子，將他們置身於前任丈夫的父權之下，由他去處置；一名美麗的處女可能在離開人世時，已經衰老、窮困而且沒有親友照顧；當羅馬人受到奧古斯都的壓迫要他們結婚時，一般而言都表現出很勉強的態度。這也可以充分顯示，那時盛行於社會的制度對於男性相當不利。這些經驗可以全面而清晰地用來駁斥似是而非的理論，展現出離婚的自由對於幸福和德行毫無貢獻。極為方便的離異會摧毀人與人之間所有的互信，任何瑣碎的爭執都會釀成激烈的後果。丈夫和外人之間微小的差別，非常容易就能被去除，要遺忘更是不費吹灰之力。一名貴婦人在5年之內投入8名丈夫的懷抱，貞節對她而言完全失去意義。

惡習的發展如此快速，要想矯正是遠水難救近火，收效甚低。羅馬的古老宗教崇拜中，有一位特別的女神聽取婚姻生活的怨言，並且加以調解使爭吵的夫婦能和好如初，但是她的稱呼叫維裡普拉卡，意思是丈夫的撫慰者，非常明白地顯示出，她期待哪一方會展現順服和悔悟。監察官負責裁判市民所有的行為，第一個運用離婚特權的人提到他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動機，完全是聽從監察官的指使。有位元老院議員沒有聽從他的朋友的建議，就休掉了身為處女的配偶，結果被除名趕出元老院。不論採取哪種行動想要拿回嫁妝，法務官作為主持正義的執法者，都要審查發生的原因和雙方的情況，通常在可能範圍之內有利於無罪和受害的一方。奧古斯都整合兩種官員的權力，對於離婚過於浮濫採取抑制或懲責兩種不同的方式。對於如此重要和審慎的行為，必須有7名羅馬證人在場才產生合法的效力。只要丈夫讓人感到憤怒而且有適當的證言證明他有錯，他就得立即或是在6個月之內退還嫁妝，而不是原來規定的可以拖延2年之久。不過如果他能指控妻子的不法行為，她的罪行或輕佻會受到懲罰，讓她喪失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嫁妝。

基督徒的君主最早指出個人的離婚是合理行為，從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他們對這方面的規定，一直在帝國的習慣和教會的意願之間徘徊不定。《御法新編》的編者急於改革《御法集》和《民法彙編》有關的條款和罰則。根據最嚴苛的法律規定，妻子必須供養賭棍、酒鬼或解放奴(花花公子)，除非他犯下殺人、下毒或褻瀆神聖的罪行，否則他們之間的婚姻關係可能要靠劊子手來解除。丈夫的神聖權利維持不變，能從通姦的羞辱中拯救自己的名聲和家庭。基督教的重罪條目，不管是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會隨著後續規定的變化而減少或增加。如果發生了像是不能人道、長期離家及宣誓修行這些重大阻障，允許撤銷雙方婚姻的權利義務關係。逾越法律允許的範圍會遭受很重的懲罰，婦女會被剝奪財產和飾物，甚至連束髮針都要被沒收；要是男子犯了重婚之罪，將新婦娶回家中，被遺棄的妻子基於報復，可以合法奪取這名新婦的財產，籍沒有時用罰鍰來抵付。要是被處以流放到島嶼或是關在修道院的刑罰，那麼罰鍰的金額有時會增加很多。受到傷害的一方會解除婚姻的束縛，但是這一類的罪犯不得再度結婚，可能有固定的年限或是終生受到禁止。查士丁尼的繼承人屈從不幸臣民的祈求，恢復只要雙方同意就能離婚的自由。法學家一致贊成，神學家的意見產生了分歧，基督的教誨帶有曖昧不明的語意，立法者運用智慧，可以為他的需要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釋。

羅馬人基於自然和社會的忌諱，對於婚姻和愛情的自由還是有限制。天生和普遍的本能禁止亂倫的交合，包含以下幾種關係：父母和子女之間，直系血親的尊親屬和卑親屬。至於在旁系和姻親方面，基於天性的常情置之不管，理性的觀點則保持沉默，社會的習慣形形色色，沒有一定的原則可資遵循。在埃及，親兄妹或姐弟的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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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顧忌，不受反對；斯巴達人可以娶父親的女兒；雅典人則是娶母親的女兒；叔父和侄女的婚禮受到雅典人的讚許，認為是最親密關係的幸福結合。羅馬的異教立法者不受利害關係和迷信行為的引誘，沒有增加禁止結婚的親等限制，但是他們堅決反對親兄妹的婚姻，視為不可饒恕的罪行，甚至考慮要將堂兄妹和姑表兄妹一併加以禁止，把父母親的兄弟姐妹和他們的配偶，當成自己的雙親來尊敬，就是姻親和收養也要倣傚血緣的聯繫。按照共和國感到自豪的典範，只有身為自由人的市民才能締結合法的婚姻。元老院議員的配偶要有光榮的家世或至少是自由出身，哪怕是國王的血統，也絕不可以與羅馬人的血統混合而成為合法婚禮。羅馬人用「異鄉人」的名稱，來貶低克裡奧帕特拉和貝雷尼塞的身份，把她們看成馬可·安東尼和提圖斯的侍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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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稱呼對於東方女王的尊嚴確實造成了傷害，不能隨隨便便否定她們的習俗。

依據法學家嚴謹的看法，侍妾是出身奴隸或平民血統的婦女，成為羅馬市民專有和忠誠的伴侶，這時她還繼續保持獨身生活的狀態。她那謙遜和端莊的身份比妻子的地位要低，但受到法律的承認和贊同，不像娼妓那樣的下賤和羞辱。從奧古斯都時代到10世紀，這種次級婚姻盛行於西部和東部。人們常認為侍妾有謙卑的美德，比起講究排場和傲慢的貴婦人要好得多。關於這方面，兩位安東尼皇帝是最好的例子，他們都是有德的君主和當代的偉人，借此享受家室之愛的舒適和安寧。很多市民不能忍受獨身生活，但是又重視家庭的和諧，就倣傚他們的辦法。任何時候要想使他們的非婚生子女得到合法的身份，只要與忠誠經得起考驗的伴侶舉行婚禮，就能立即完成地位的轉變。侍妾所生的後裔稱為非婚生子，與通姦、賣淫和亂倫的私生子有所區別。查士丁尼對這些私生子女，只勉強同意可以供養生活所需。非婚生子女對於受到一般人承認的父親，可以繼承六分之一的財產。按照嚴格的法律規定，私生子只能獲得母親的姓和身份，因而視狀況成為奴隸、異鄉人或市民。每個家庭的棄兒被國家收養，不會受到譴責。

監護人和被監護人的關係非常簡單一致，用羅馬人的說法就是「家庭教師」與「學生」，在《民法彙編》和《法學初步》裡有幾個專章加以說明。孤兒無論是本人還是財產，一定會委託一些言行謹慎的人給予監督和保護。如果去世的父親沒有指定人選，親等最近的父系親屬被迫充任必然的監護人。雅典人一直擔憂，要是把幼兒置於某些人的權力之下，他們會因幼兒的死亡而得到很大的利益。羅馬法公開宣佈一項原則，繼承報酬時，同時要負起監護的職責。如果父親或直系血親無法提供有效的監護人，那就由城市的法務官或行省的省長提名，但按照法律排除以下的人員：精神錯亂的患者或盲人；無知識或無能力的人；過去有仇或利益衝突的人；兒女眾多或已經負有監護責任的人；同意出任為大眾服務的工作，如官員、律師、醫生和教授而獲得豁免權的人。等到幼兒長大可以說話或思考，就由他的家庭教師擔任法定代理人。等受監護人到了青春期，家庭教師的權威才告終止。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學生的任何行為只要是使自己受到損害都不發生效用，雖然這可能會迫使其他人牟取私利。家庭教師對學生的保護自不待言，並且他會對學生的行為做出記錄。如果家庭教師不夠勤快或廉正，違犯神聖的委託，就會涉及民事或刑事的訟案。法學家把青春期很草率地定為14歲，但是心理才智的成熟比身體發育來得緩慢，因此要設置一位代管人來管理羅馬青年的財產，避免這些年輕人缺乏經驗或任性而為。受托人最早是由法務官任命，來使得一個家庭免於浪子或瘋子的盲目揮霍。法律迫使未成年人要請求類似的保護，一直要到他年滿25歲，所有的行為才被承認有效。婦女被判定要接受父親、丈夫或法定監護人永遠的監護。女性只能討好和服從他們，永遠無法到達理性和經驗的成熟年齡。古代法律表現出嚴苛和傲慢的精神，但在查士丁尼時代之前，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更為通情達理。


 九、羅馬法的「物」：財產權的建立、繼承和遺囑以及委託人的運用

最早的物權是因偶然或自己的長處而事先佔有無主財產，法學家在這種基礎上非常明智地建立起了有關概念。野蠻人挖空一根樹幹，木柄嵌上尖銳的石頭，在彈性的樹枝上裝一根弦，在非常自然的狀況下，很合理地成為獨木舟、手斧或弓的所有人。所有的材料只要他花時間和勞力，產生新的形式，就屬於他所有。獵人靠著自己的體力和技巧，制服或是殺死森林裡的獵物，他那飢餓的兄弟不能從他手裡強行索取，這種做法也沒有不公正的地方。要是他有先見之明，能夠保有和繁殖馴良的動物，只要這些牲口天性上適合人類豢養，那他就獲得永久使用的資格，可以讓牲口的無數後代服務他本人，因為它們靠著他的能力才能夠生存。要是他把一塊土地圈起來耕種，生產食物供應牲口和他自己，使荒原成為肥沃的農地，運用種子、肥料和勞力創造新的價值，在週而復始的歲月裡辛勤工作，非常艱苦地賺取所生產的作物，這是他應得的報酬。

在持續發展的社會中，獵人、牧人和農夫要保護他們的所有物，並且基於人類的本心，提出兩個理由：不論他們享受什麼，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任何人要是羨慕他們的幸福，可以用同樣的勤勞得到同樣的收穫。說實在話，這種富饒的島嶼上的人口不多的殖民地，都能得到自由和豐收。但是殖民地會變大，而土地的面積維持不變，人類應該平等繼承的公共權利，會被大膽而狡詐的分子所獨佔，這時猜忌的主人會用地標圍住土地和森林。羅馬法對這點尤其推崇，對於地面、空中和水裡的野獸，確定「首先佔用」而別人不得染指的權利主張。從原始的平等到最後的不公所經歷的過程，所有的步驟都在悄無聲息間完成，之間的差距也很難被感覺到，絕對的獨佔受到明確的法律和人為理由的保護。利己的原則具有積極進取和貪得無厭的特性，能夠供應生活的技藝和勤勉的酬勞。等到民選政府和私有財產的制度建立，這些原則成為人類各種族的生存所必需。除了斯巴達人很獨特的制度以外，極有見識的立法者不同意土地法，認為是一項錯誤而危險的改革。

在羅馬人中，嚴重的財富不均已經超越了過去可疑的傳統和過時的法規的限制。按照傳統的法則，羅慕路斯最貧窮的追隨者可以獲得2個尤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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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永久繼承的產業；有一項規定限制最富有的市民所擁有的土地為500尤格拉，約為312英畝。羅馬最早的區域只有沿著台伯河長達數英里的森林和草原，內部的交易無法增加國家的資財。帶著敵意的第一個佔領者可以合法據有外人或敵人的財富，戰爭成為有利可圖的商業行為，使得城市更為富有。只要拿子孫的生命做代價，就可以換取弗爾西人的綿羊、不列顛的奴隸以及亞洲那些王國的寶石和黃金。早在查士丁尼時代之前，有些古老的法律用語不是意義改變就是被人遺忘，像是將這些搶奪到手的戰利品，用「原主」或「擔保」的稱呼與其他的財物加以區別。無論他們是將這些物品出售還是釋放，買主必須獲得出售者的保證，這些財物是來自敵人而不是市民同胞。

市民只有明確地表示放棄，才會喪失他的所有權，對於價值很高的項目和利潤，這種放棄行為不一定有效。然而按照《十二銅表法》的規定，動產的時效是1年，不動產是2年，如果實際的所有人經過公正的交易從某人處獲得，而他又相信那個人是合法的物主，就可以廢止古代主人的所有權，。
[90]

 像這種出於良心和誠信的不公正行為還是很合乎理性，並沒有混雜著欺騙或外力，對於一個小共和國的成員很少會產生傷害。查士丁尼確定的期限分別為3年，10年或20年，更適合大帝國。只有在法令的條目中，真正財物和個人財物之間的差異才會被法學家所談論，他們所認定的一般財產權觀念就是簡單、不變和絕對的主權。有關使用、收益和役權這些從屬於主權的例外，在運用時會讓鄰人在土地或房屋上受惠，法學教授對這些有詳盡的解釋。同樣是這些法學家，他們用形而上的微妙方法，對財產權的訴求進行研究，財產主權之所以發生改變，是出於資產的混淆、分離和變質。

只有當第一位所有人死亡時，他的所有權才會被終止。但是所有權表面上並沒有發生變化，在非常平靜的狀況下由他的子女繼續擁有，成為事業的合夥人和財產的共享者。任何地區或時代的立法者，都會保護這種自然的繼承權利，父親抱著澤被子孫的希望，堅持緩慢而長遠的改進，因為知道會有綿延不絕的後裔，可以享受他的奮鬥所創造的成果。世代相傳的繼承原則放諸四海皆准，但是繼承人的順序有各種不同的設立方式，不論是為了方便執行還是反覆無常，或是基於民族精神所設立的制度，或是一些偏頗的例證，通常源於欺騙或暴力的決定。羅馬的法律體系看來已經背離了自然的平等原則，卻還是勝過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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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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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英國人的制度。
[93]

 市民死亡時，所有的子孫都可以繼承他的所有權，那些解除父權關係的後代(女子出嫁和男子被出售為奴就喪失父權)除外。像是長子繼承權這種極不合理的規定從未聽過，兩性處於平等的地位，所有的兒子和女兒都有資格獲得一份相等的世襲財產。要是任何一個兒子已經先行過世，則由這個兒子活著的子女代表他本人分得應有的產業。要是沒有直系血親，繼承的權利就要轉移到旁系親屬。法學家制定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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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計算，直系血親從己身向上下推數以一世為一親等，旁系血親則數至同源的直系血親以求得其和，譬如父親是直系血親一等親，兄弟是旁系血親二等親，兄弟的兒女是旁系血親三等親，這個親等序列的其他人員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出現在家譜上。這種計算的方式有一個很明顯的區別，對羅馬的法律甚至制度產生很重大的影響：父方親屬以最近的親等為主，可以平分遺產，但女性不能對遺產有任何合法的權利要求，任何階層的母方親屬都被視為異鄉人和外國人，被《十二銅表法》規定沒有繼承的權利，就連母親和兒子的親密關係都毫無例外。

在羅馬人中，同宗的族人通過共同的族姓和家族的儀式結合起來，像是西庇阿或馬塞盧斯有不同的名字或綽號，可以辨別出來他們出自高乃利烏斯或克勞狄家族的旁支。如果有相同的族姓及名字，就再加入範圍更為廣大的宗族名。在相同的名字之下，法律保持警覺，以維護宗教和財產永久的世系。《沃科尼安法》
[95]

 也採取同樣原則，廢除女性的繼承權利。只要處女被收養成為妻子，不論這種婚姻是許配還是販賣，都會喪失女兒的身份。自立不依靠他人的婦女獲得平等的繼承權，用來維持個人的自尊和奢華生活，可能將父親的財富轉移到外國的家族。就在加圖所堅持的規範受到尊敬時，他們期望將公正和德行的平凡生活，永久保持在每個家庭之中。到後來還是女性的甜言蜜語在不知不覺中獲得勝利，所有對個人有益的約束和限制，隨著偉大的共和國陷入人慾橫流之中而喪失殆盡。

法務官的公平公正緩和了十人委員會的嚴刑峻法，他們發佈告示，恢復解放奴身份或遺腹的子女的自然的權利。如果父方親屬失敗，他們就採用母方親屬的血統來為同族的族人命名，來自父系的稱謂和性質就會逐漸被人遺忘。德爾圖良和奧菲提安的判決基於元老院的人道精神，建立母親和兒子的互惠繼承關係。查士丁尼看似要恢復《十二銅表法》的法律體系，但實際上他的《御法新編》運用更為公平合理的新繼承順序。男性的家系和女性的親屬混在一起，將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和旁系血親都嚴格界定。每個親等按照血統和感情的接近程度，繼承一位羅馬市民所遺留的所有權。

繼承的順序為自然所規定，或至少由立法者普遍和恆久的理由所規定，不過這種順序通常會為武斷和帶有偏袒性質的遺囑所破壞，使立遺囑者在進入墳墓以後還能施展他的權力。
[96]

 在架構簡單的社會中，諸如此類在最後運用或濫用財產權的情況，很難得到允許和縱容。梭倫在雅典制定相關的法律。《十二銅表法》認可一個家庭的父親能夠留下私人的遺囑。在十人委員會時代之前
[97]

 ，羅馬市民要當著30個區部舉行的會議前面，表達自己的意願和動機。像這樣的立法機構可以用臨時通過的法案，暫時停止常用的繼承法。後來的做法是獲得十人委員會的同意，每個私人立法者當著5個市民宣佈他的口頭或書面遺囑，這幾個人代表著羅馬人民的五個階層。第六個證人證實他們一致同意，第七個負責稱銅幣的重量，這是一個虛擬購買者所支付的金額，產業在形式的買賣和立即的轉讓下解除原有的所有權。

這種特別的儀式使希臘人覺得怪異，一直實施到塞維魯臨朝那個時代。法務官已經批准更為簡單的遺囑儀式，只需要7個證人捺印或簽字即可，這種合法的形式沒有例外，所有人員經過召集，專門來執行這個重要的程序。一位家庭中的君主掌握著子女的生命和財產，能夠按照他們對家庭的貢獻和他的喜愛，分配每人應得的一份遺產。他同樣可以表示非常武斷的憤怒，懲罰一個可恥或是得不到歡心的兒子，剝奪他的繼承權利，為了表示羞辱，甚至把繼承權給陌生人。按照過往的經驗，這種不近人情的父母被制止，他們立遺囑的權力有必要受到限制。根據查士丁尼的法律，兒子甚至女兒不得因保持沉默而喪失繼承權：他們被迫要指認罪犯，以及指明犯罪的事實。

剝奪繼承權違反了自然和社會的最重要的原則，但是皇帝出於公正，要求列舉可以正當違反的理由。
[98]

 除非合法的部分即財產的四分之一留給子女，否則子女就有資格採取行動或是提出控訴說遺囑無效，從而認定他們的父親因生病或年老而使理性受到損害，用尊敬的態度提出上訴，將父親嚴厲的決定交給明智而審慎的官員做出最後的裁示。遺產是以繼承的形式還是接受贈予的形式為他人所擁有，在羅馬法裡有很大的差別，繼承人完整接受遺產，或是接受立遺囑人資產的十二分之一，以代表繼承死者的社會和宗教地位，維護他的權益，履行他的義務，根據他最後的遺囑，用遺物的名義給予「繼承者」友情或慷慨的贈予。但是一個瀕臨死亡的人，有時會出於不慎或揮霍而耗盡遺產，只留下風險和負擔給他的繼承人，因而繼承人獲得授權保留「法爾西迪安
[99]

 部分」，那就是在付出遺物之前，先扣除四分之一自己應得的利益。他有足夠時間去衡量債務與產業是否相稱，以決定是接受遺囑還是加以拒絕。要是將債務人的所有財產列成一張清單，債權人提出的要求不得超過清單上資產的價值。市民的最後遺囑可以在生前改變也能在死後撤銷，他所列名的人選可能先他亡故，或者拒絕接受繼承權，或者被合法取消資格。在考慮這些情況之後，他可以用第二位和第三位繼承人來取代，據以更換在遺囑上的繼承順序。瘋子或是幼兒沒有能力遺贈財產，可以運用類似的取代方式比照辦理。
[100]

 立遺囑者的權利在遺囑被接受以後終止，每一個年齡成熟有自主能力的羅馬人，都從繼承獲得絕對的支配權，民法的簡化並沒有受到長久而複雜的限定繼承問題的困擾，不曾影響到未出生一代的自由和幸福。

征戰和法律的程序確立了附加條款的使用。要是一個羅馬人在帝國遙遠的行省征戰，怕死在異地而感到驚惶，可以寫一封短信給他合法或立在遺囑裡的繼承人。收信人重視榮譽就會履行他最後的要求，要是置之不理也不會受到任何懲處。奧古斯都時代以前的法官，沒有獲得授權要強制執行。一份遺囑的附件可以使用任何格式或文字，但是要有5個證人的簽名同意，證明是出於立遺囑人之手的真實文件。這種意圖不論多麼值得讚許，有時還是不符合法律的要求，為了調和正義的原則和成文法的規定，於是創造出委託的辦法。在希臘或阿非利加的外鄉人，可能是一個羅馬人的朋友或恩人，這個羅馬人無兒無女孤身一人，但是如果這個外鄉人不是羅馬的市民同胞就不可能成為繼承人。《沃科尼安法》廢止女性的繼承權，婦女的遺物或是遺產總額上限是10萬塞司退斯。
[101]

 如果僅有一個女兒就會受到譴責，她住在父親的家裡如同是外國人。無論是熱烈的友誼還是父愛的親情，都會讓人聯想到玩弄花樣的欺騙行為，只有夠資格的市民才能列名於遺囑之上，靠著祈禱或是命令，要他恢復死者真正屬意人選的繼承權。

這些委託人面對困難的狀況，處理方式可以說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他們的職業曾經發誓要遵守本國的法律，但是榮譽激勵他們要違背自己的誓言。要是他們打著愛國的幌子追求個人的利益，就會為每位正人君子所不齒。奧古斯都的聲明解開了他們的疑慮，對於秘密的遺囑和遺囑附件給予合法的批准，很溫和地除去共和國法律體系所要求的形式和施加的限制。
[102]

 但是等到新的委託制度實施以後，很快變得極為浮濫，根據特雷貝利安和珀伽索斯的裁決，委託人保有四分之一的產業，或是將所有繼承的債務和訴訟全部轉移到真正繼承人的頭上。遺囑的解釋變得非常嚴格而且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但是委託人和遺囑附件中所使用的語言，能從法學家微妙和精確的術語中解救出來。
[103]




 十、羅馬法的「行為」：承諾、利益和傷害

羅馬人根據公眾和私人的關係把人類的一般責任強加在身上，但是他們之間具體的義務，則受以下幾點的影響：(一)承諾、(二)利益、(三)傷害。只要義務為法律所核定，發生利害關係的一方就可以通過司法訴訟強制執行。基於這種原則，每個國家的法學家都已制定類似的法律體系，成為理性和公正最完美的體現。
[104]



羅馬人不僅在廟宇向誠信女神(有關人類和社會的誠信)獻祭，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對她頂禮膜拜。要是這個國家缺少仁慈和慷慨之類和善的特性，他們會使希臘人感到驚奇，因為他們用誠摯而單純的態度來履行沉重的承諾。
[105]

 然而同樣就在這個民族之中，依據貴族和十人委員會所堅守的規範，一個沒有保證的協定，甚或是一個承諾或一份誓詞，除非用契約的合法格式經過認證，否則都沒有構成任何民事方面的義務。不論契約這個拉丁字眼的語源出於何處，都是在傳達著「肯定而不能撤回的合同」這個觀念，通常用問答的方式來表達。「你答應要付我100金幣，是嗎？」這是塞伊烏斯提出正式詢問。「我同意。」這是森普羅尼烏斯的答覆。森普羅尼烏斯有能力和意願的朋友幫他承擔這份債務，塞烏斯可能會分別起訴他們。於是利益的分配，或互惠行為的優先次序，逐漸背離契約的嚴格理論。為了維持無償承諾的有效與合法，需要經過慎重思考後才能同意。市民獲得合法的保障後，可能陷入欺詐的嫌疑，要因疏忽而支付所喪失的財物。法學家運用他們的智慧，繼續努力將簡單的約定轉變為合於法定規格的正式契約。財務官是社會信用的護衛者，認可自願或故意的行動所提出的合理證據，在他的法庭產生公平的義務，據以要求履行法定行為或補救措施。
[106]



法學家將第二類的義務特別稱為「物篇」
[107]

 ，就是為了交付物品所簽訂的契約。帶著感恩的心情物歸原主，無論何人被他人委託財產，都要負起歸還的神聖責任。就出於友情的借用而言，慷慨的德行歸於出借者這一方，接受者要負起保管的責任。但在質押的狀況下，以及其他在普通生活中為自己牟利的商業行為中，這種恩惠要用等價物來補償，歸還的義務可以加以修正，這由貿易的性質來決定。拉丁語很順利地用commodatum和mutuum兩個詞表示根本上的差異，我們的詞彙比較匱乏，就全部混雜在一起，很含糊而普遍地使用「借出」這個詞。commodatum的意義是借用人有義務要歸還同樣的特定物品，這個物品只是為了方便起見暫時提供使用而已；mutuum是指定給借用者使用或消耗，要根據所估算的數目、重量和尺寸，用等值的代用品來完成相互之間的承諾。按照買賣合同，物品的絕對處理權轉移給買主，對方要用適當數量的金銀償還應付的利益，這些金銀代表塵世財產的價格和通用的衡量標準。

還有一種有關「場所」的契約，所應盡的義務更為複雜。像是土地、房屋、勞務和才能，都可以租用或僱用一段明確的期限，等到期滿，物品本身要歸還給原主，為了獲得佔用或僱用期間的利益，還要加上約定的報酬。在這些以牟利為目的的合約中，有時會加上合股與佣金，法學家有時設想物品的交付所出現的狀況，有時考量合夥人的意願所發生的問題。實質的約定經過改進，要有可見的權利如抵押或擔保。買賣的同意要有確定的價格，從訂約那刻開始，賺錢還是賠本的機會全部要算在買主的賬上。一般而論，每個人都會為自己的利潤做最好的打算，也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如果他要接受交易帶來的好處，那就要忍受買賣應付出的代價。

在有關物權極其複雜的題材之中，歷史學家特別提到土地與金錢的關係，一方是要付出租金而另一方是收取利潤，這對於農業和貿易的繁榮會產生實質的影響。地主經常要預先將存糧和工具給予農民，然後才能安享成果。要是貧困無力的佃戶受到天災人禍的打擊，可以根據法律的公平公正，要求地主對農民給予適當的救濟。租期按照習慣一般以5年為準，不可能期望從農民手裡獲得實質或增值的改進，因為地主出售土地時，農民總是被拒於門外。
[108]

 高利貸是城市積習已深的苦難，《十二銅表法》予以制止
[109]

 ，在人民的疾呼之下廢除。恢復高利貸是基於人民的需要和怠惰，謹慎的法務官也只有容忍。《查士丁尼法典》做出最後的決定，地位顯赫的階層所獲取的年利率應為4%，普通而且合法經過宣佈的標準為6%，為了方便製造業和商業周轉可以提升到8%。航運的保險可以到12%，明智的古代人就沒有判定上限。除非是極為危險的行業，否則過度的高利貸會受到嚴格的限制。
[110]

 最單純的利息都受到東部和西部教士的指責
[111]

 ，但是對於互惠的訴求戰勝了共和國的法律，即使是教會的諭令甚至人們的偏見，都一概用堅決的態度抗拒。
[112]



自然和社會強加嚴格的義務以彌補傷害。因受到私人不公正行為而受到傷害的人，會獲得應有的權利和符合法律規定的行為。如果他人的財產托付給我們照顧，在獲得暫時的所有權以後，用心的程度會按照利益的高低而產生變化。我們對無法避免的意外很少需要負起責任，但是出於故意的過失所造成的後果，通常會歸咎於始作俑者。
[113]

 羅馬人用竊盜的民事行動來搜尋和追討被偷的財物，這些東西可能經過一連串清白無辜的手，但是沒有任何物品的時效少於30年，只要在期限內就能擁有最初的要求權利。所有權的恢復可以根據法務官的判決，人身受到傷害可以獲得2倍或3倍甚至4倍的損失賠償，暗中的欺騙和公開的搶奪都是犯罪的行為，可以從事實的揭發和隨後的偵查找出犯案的強盜。《阿奎利安法》用來保護市民有生命的財產，使他的奴隸和牛只免於惡意或疏忽的打擊。家畜在死前這一年的任何時刻，都可以用當年最高價格來作為其所具有的價值；任何其他能夠標出價格的財物，遭到毀損後所允許的限價期是30天；個人傷害的程度要視時代的習性和個別的感受而定，語言或動手所帶來的痛苦或羞辱，很不容易用等值的金錢來讓人感到滿意。

十人委員會粗糙的法律對所有的侮辱一視同仁，只要不打斷對方的手臂，攻擊者就要接受25個阿斯的普通處分。經過3個世紀以後，同樣的幣值從1磅銅減少到半個盎司。有錢的羅馬人無禮之極，竟將違犯和補償《十二銅表法》的條款當成最廉價的娛樂。維拉提烏斯跑過大街去打一名信差的臉，受辱者根本沒有冒犯他，於是引起群情騷動，追隨在他身邊的會計按照法律規定，馬上付出25個銅板，照現在的幣值不過1個先令而已
[114]

 ，使得大家無話可說，憤怒的情緒不得不平息下來。法務官對於特別的指控，基於公平的原則要鑒定或評估完全不同的事實真相。為了裁定民事損失，官員有權考量時間、地點、年齡和地位這些不同的情況，這些可能會加重受害人的羞辱和痛苦。如果他接受了對他進行罰鍰、刑責或警告這些辦法，等於是進入了刑法的範圍，雖然他也許只是犯了點小錯。


 十一、羅馬法的「罪行和懲處」：刑法的概念、罪行的區分和量刑的標準

李維首次也是最後一次記述羅馬人使用殘酷的手段，處罰極為暴虐的罪犯，就是抓住阿爾班的獨裁官以後，用八匹馬將他肢解分屍，
[115]

 但是這種主持正義的報復行動，是在勝利的激情時刻，大家聽從一個人的指使，施加在外國的敵人身上。自從元老院的賢明之士草擬《十二銅表法》，經過人民自由表決認可後，對於羅馬人的民族精神提供了更為確切的證據。然而這種法律就像德拉古的成文法
[116]

 ，制定的時候帶有草菅人命的特性。他們贊同殘忍和嚴苛的報復原則，堅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以肢還肢，除非犯人願意以300磅銅作為罰鍰，求得赦免刑責。

十人委員會對於輕罪寬大為懷，施以鞭笞或苦役的處分，但有9種罪行因為情節不同，可以判處死刑。

其一，任何叛國或謀逆的行為，或是與國家的公敵有通信聯繫，都會用令人痛苦和羞辱的方式處死。這名墮落的羅馬人被布幕將頭部罩住，手臂扭到背後再捆綁起來，經過扈從校尉施以鞭刑後，釘死在十字架上在廣場上示眾，或是吊死在被視為不祥的樹木上。

其二，在城市裡，不准進行任何夜間集會，無論是出於慶祝還是宗教的原因，甚至就是出於公益也不行。

其三，市民的謀殺案件，大眾的意見是要兇手抵命。下毒比起用刀劍更令人反感。從兩件罪大惡極的命案，我們很驚奇地發現，一個講求簡樸的共和國，竟會這樣早就出現如此精巧的邪惡行為，而且羅馬的貴婦人還能有這樣貞潔的德行。
[117]

 弒親罪完全違反天理人情，罪犯要被裝在麻布袋裡，丟進河流或大海，同時要陸續將公雞、毒蛇、狗和猴子放進袋裡，當作罪人最好的伴侶。
[118]

 意大利並不出產猴子，好像也沒有感到有此需要，一直到6世紀中葉才第一次發生弒親罪。
[119]



其四，惡意縱火罪，在舉行鞭打的儀式以後，將犯人用火燒死，讓我們的理智忍不住要稱許，報復的行動非常公正。

其五，法庭偽證罪，對於道德敗壞和惡意陷害的證人，為了懲處所犯的過失，要把他從塔皮安斷巖的頂上丟下去摔死。刑事法嚴厲，書寫的證據不足，偽證的後果更為致命。

其六，法官受賄罪，法官因接受賄賂而宣佈不公正的判決。

其七，譭謗和諷刺，粗俗的語氣有時會擾亂一個知識程度不高的城市，作者應得的懲罰是遭棍棒毆打，至於是否會被行刑手打到氣絕，那就無法確定了。

其八，利用夜間故意損毀或破壞鄰人的農作物，罪犯會被吊死，作為奉獻給克瑞斯的犧牲。但是森林之神很記仇，砍伐有價值的樹木要賠償，適度的罰鍰是25磅銅。

其九，使用魔法詛咒，根據拉提安牧羊人的意見，這些咒語會耗盡敵人的精力，摧毀他們的生命，把他們從所在地連根拔起以後再趕走。

提到《十二銅表法》對破產的債務人極其殘酷的處罰，我寧願採取古代條文字面上的意義，不願參考現代學者過於精巧的見解。
[120]

 等到債務在法庭確定和宣佈以後，負債的羅馬人獲得30天的延緩期限，然後被置於市民同胞的權力之下，被關在私人監牢裡，每天的糧食是12盎司的糙米，身上可能捆綁15磅重的鎖鏈。他所處的不幸狀況要到市場去展示三次，懇求他的朋友和同胞給予憐憫和幫助。等到60天的期限結束，要用喪失自由或生命來償付債務。破產的債務人不是被處死，就是被賣到台伯河以外，成為異國的奴隸。如果幾名債權人同樣固執而且毫無惻隱之心，他們可以合法肢解他的身體，用可怕的分屍來滿足他們的報復之心。野蠻法律的擁護者非常堅持，要是無力支付合約上規定的債務，應該使用強硬的手段，來防止拖延不理和欺騙造假的行為。但經驗顯示這種恐嚇並不能發揮作用，奪取生命和砍下肢體是無利可圖的懲罰，沒有一個債權人願意執行。

等到羅馬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變得更為文雅，十人委員會的刑法因原告、證人和法官重視人性而遭到廢止，免於刑責成為極端嚴苛的法條所產生的結果。《波西安法》和《瓦列利安法》禁止官員處死自由的市民，也不能施以體罰，過去那些草菅人命的成文法都已作廢。他們把這些法律的制定歸罪於王政時代的暴虐風氣，用很巧妙的手法讓貴族統治置身事外。

由於刑法不能發揮功能以及公權力的不彰，城市的和平與公正只能靠著市民的私法審判也就是投票定讞。監獄裡裝滿了罪犯，大多數都是社會的被逐者，他們的罪行一般而言都歸之於無知、貧窮和殘酷的慾念。一個卑劣的平民身為共和國的成員，濫用他那神聖的身份所帶來的權利，產生的犯罪行為會同樣窮凶極惡。但是，等到罪行已經證實或許僅是涉嫌，奴隸和外鄉人就會被釘上十字架，對於羅馬絕大部分的民眾來說，這種嚴峻而又實時的正義，在實施時幾乎不受任何約束。每個家族都設置法堂，與法務官不同的是，可以毫無限制審理家庭成員的外在行為：合乎道德的原則和習慣由教育學科灌輸，羅馬的父親支配著子女的生命、自由和繼承，而且沒有上訴的餘地，所以父親有責任要用自己的言行為子女做出榜樣。在某些緊急狀況之下，市民對於私人或公眾的侵權行為可以合法施以報復。猶太人、雅典人及羅馬人的法律都一致同意，可以殺死夜間的竊賊。然而在大白天，要是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會帶來危險和重大損失，就不能貿然殺害強盜。無論任何人在婚禮的床上發現姦夫，在感到驚愕之餘，都可以不受約束實施報復
[121]

 ，最血腥或惡意的暴行由於無法控制的怒火而獲得赦免。在奧古斯都以前，丈夫無須自慚要去衡量姦夫的階級地位，父母也不必因為犯罪者的誘姦而犧牲自己的女兒。

自從國王被驅逐之後，如果有野心的羅馬人竟敢僭用他們的頭銜，模仿他們的暴政，就會被人民拿來奉獻給地獄的神明，每個市民同胞都可以行使正義之劍。不管布魯圖斯是多麼忘恩負義，魯莽的舉動有多麼讓人厭惡，國家裁定他的行為都非常神聖。
[122]

 和平時期攜帶武器的野蠻習慣
[123]

 ，以及用流血來彰顯榮譽，對於羅馬人而言都是聞所未聞。在兩個最純真的時代裡，從建立平等的自由權利到布匿戰爭結束為止，羅馬從來沒有發生過謀逆叛亂的騷動，也很少受到重大罪行的污染。當黨派的傾軋遍及國內外，激起各種惡行，逐漸感受到刑法已經喪失效用。西塞羅時代每個普通市民都能享受到無政府狀況下的特權，共和國每個行政首長都受到誘惑要掌握國王的權柄，他們的德行如同自然或哲理的天賜果實，有資格受到全民熱烈的稱譽。經過3年毫無顧忌的色慾、劫掠和酷虐以後，西西里暴君維雷斯被判處賠償30萬鎊的金錢，這樣一來使得法律、法官甚至原告
[124]

 都感到滿意。維雷斯等於只退還了搜刮所得的十三分之一，就能全身而退，過著奢侈豪華的放逐生活。
[125]



獨裁官蘇拉最早想要恢復過去的狀況，使得罪行和懲罰能夠相稱，他在充滿血腥的勝利中，極力約束羅馬人的放縱行為，並非壓迫他們的自由權利，只是他的做法不夠完善。他將4700名公民列入「公敵宣告名單」，並為此感到自豪。
[126]

 但是就立法者的角色而論，他尊重那個時代的傳統和偏見。對於強盜或兇手、背叛軍隊的將領或摧毀行省的官員，蘇拉並沒有對他們處以死刑，僅僅用放逐的刑責來加重罪犯的金錢損失，法律的條文規定，他們在放逐期間「不得生火」和「不得洗浴」。《高乃利烏斯法》和以後的《龐培法》以及《朱利安法》，引用新的刑法體系。從奧古斯都到查士丁尼這些皇帝，都要隱瞞事實，不願成為嚴刑峻法的始作俑者，而是創造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類詞句並經常運用，盡量去擴張並且掩蓋專制政體的發展過程。在將功勳卓越的羅馬人定罪時，元老院通常會按照主子的意願準備混淆審判權和立法權。總督的責任是要維持行省的平靜，那就要運用專制和強硬的司法權。等到帝國向外擴展，城市的自由權利逐漸消失無蹤。西班牙有個罪犯聲稱自己擁有羅馬人的特權，伽爾巴下令將他釘在十字架上，只是這個十字架製作得更精美、豎得更高而已。
[127]

 有時皇帝會發佈敕令，對嶄新或重大的問題做出判決，這些問題當然超出總督的權限和能力。流刑和斬首是針對地位尊貴的人員，卑賤的罪犯通常會被處以絞刑、火刑、在礦坑裡活埋或是丟給競技場的野獸。武裝的強盜是社會的公敵，受到追捕和根除。把別人的牛馬趕回自己家裡，就犯下死罪
[128]

 ；單純的偷竊被認為僅是造成公家或私人的損失。罪行的輕重和懲處的方式通常都由統治者自行決定，臣民對法律的危險一無所知，隨時都會陷身其中而喪失性命。

過失、錯誤和罪行，分別是神學、倫理和法律的題目。一旦三者的判斷一致，可以證實相互的觀點，但是在三者相異時，明智的立法者會按照對社會造成的傷害程度，來辨識罪行和懲罰。根據這種原則，攻擊一個普通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的判處沒有謀逆或叛亂的罪行那樣嚴重，因為謀逆或叛亂已經侵犯了共和國的尊嚴。善於逢迎的法學家異口同聲宣稱，共和國為他的元首所有。歷任皇帝保持勤奮的工作精神，把《朱利安法》的鋒刃磨得銳利無比。兩性的淫蕩行為可以被視為本能的衝動而予以寬容，也可以被當成社會混亂和腐化的根源予以禁止，但是無論如何，丈夫的名譽、財產和家庭都會因妻子的通姦造成嚴重的傷害。見識高明的奧古斯都在抑制報復的自由之後，對於這種家庭事件施以法律的制裁。犯罪的姦夫淫婦在加重籍沒和罰金以後，被分別放逐到兩個相隔遙遠的小島之上，直到永遠。
[129]

 宗教對丈夫的不忠行為同樣給予譴責，但是沒有被列入民法的法律條文之中，因此妻子永遠不准對她的冤屈進行辯護。
[130]

 教會法中對於簡單或雙重通姦的區別，不僅經常見到而且非常重要，但是在《御法集》和《民法彙編》的有關法規中並未列入。

還有一種更為可憎的惡行，羞於提到它的名字，為自然所厭惡，我不能置之不理，只希望很快交代清楚。伊特拉斯坎人和希臘人
[131]

 愛好此道，早期的羅馬人也受到影響和感染，瘋狂濫用繁榮和權力帶來的成果，認為任何純真的歡樂都乏味不夠刺激。《斯卡提尼安法》
[132]

 是運用暴力強行通過的法案，由於時光的消逝和罪犯的增多，在不知不覺中廢止。原來的條款規定，對不知世事的年輕人施以強暴或誘騙，被當成對個人的傷害，只賠償很少的1萬塞司退斯或80鎊。為保護自己的貞操施以反抗或報復，可以殺死施暴者。我倒是相信，在羅馬和雅典，有些個性柔弱頹廢的人自願拋棄他的性別，墮落到置市民的榮譽和權利於不顧的地步。
[133]

 輿論的嚴厲指責並不會嚇阻這種罪惡行徑，男子氣概受到難以洗刷的羞辱，有時會與私通和通姦這些較為輕微的罪行混淆在一起。受害的男性或女性伴侶活在恥辱之中，但淫蕩的愛人反而不會丟臉。從卡圖盧斯到尤維納利斯，詩人指責和頌揚那個時代的墮落現象，法學家的理性和權威對這方面的改革有力不從心的感覺，直到最重視德行的愷撒，才將這種違反自然的罪孽看成傷害社會的罪行加以禁止。


 十二、基督教對法律的影響及審判程序的確立

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為帝國的法律制定帶來新的風氣，甚至連本身的錯誤也都受到尊敬。接受摩西的律法當成神最早的正義，身為基督徒的君王要使自己制訂的刑法，能夠適用於道德和宗教各種程度不同的邪惡行為。他們首先把通姦認定是重罪，脆弱的兩性所造成的過失視同下毒、謀殺、魔法和弒親。雞姦的罪行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施以同等的懲處。所有的罪犯無論是自由人還是奴隸身份，不是淹死就是斬首，或是用報復的火焰活活燒死。人類基於同情心，通常會赦免通姦者，但是基於宗教虔誠的憤慨使同性的愛人受到窮追猛打。希臘人污穢的行為在亞洲城市非常流行，僧侶和教士的獨身生活也會被煽起同樣的罪孽。查士丁尼至少對於女性的不貞已經減輕刑責，犯罪的配偶只被判處獨居和悔過，兩年以後，只要丈夫願意原諒她，她就又可以回到他的懷抱。但是同一位皇帝公開宣佈，對於失去男性氣概的色慾絕不寬恕，他殘酷的迫害行為不能因為動機的正當就不受指責。他違犯法律公正的原則，頒布的詔書將犯罪行為回溯以往，對於自白認罪和請求原諒的罪人，事先給予短期的緩刑。痛苦的死刑被加在犯罪者身上，那就是對犯罪的工具施以割除，或是把尖銳的蘆葦插進極為敏感的洞孔或管道。只要罪犯被指控褻瀆神聖並定罪，就會被砍掉雙手，查士丁尼將這一類的刑罰視為正當行為，提出辯護。

在這種極為羞辱和痛苦的狀況下，羅得島的以賽亞和狄奧斯波裡斯的亞歷山大這兩位主教被拖過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同時有傳達員的聲音在警告同教的弟兄，要他們觀看這可怕的教訓，不要使神聖的身份受到玷污。或許這些高級教士根本就是清白無罪的人。經常會發現這種可恥的死刑判決，出於孩童或僕役微弱或可疑的證據。法官為了要對綠黨、有錢人以及狄奧多拉的仇敵定罪，如果實在找不到罪名，就用雞姦的行為來進行指控。有位法國哲學家大膽指出，任何事情要保持秘密就值得懷疑，對於罪惡我們自然而然會感到恐懼，就會被當成暴政的工具。但是同樣是這位作者提出有說服力的言辭，備受稱許，那就是：立法者可以信賴人類的品味和理性。等到發現敗壞的風氣竟然如此古老而且蔓延甚廣，他的言論就受到責怪。

雅典和羅馬的自由市民享有最高的特權，就是所有涉及刑事的案件均由本國審理。
[134]



其一，掌理司法部門是君主最古老的職權，曾經是羅馬國王行使的權力，但到了塔昆文繼位以後產生濫用的狀況，他不遵守法律或會議的規定就宣佈專制的判決。最早的執政官繼承了這種帝王的特權，但是在獲得神聖的上訴權以後，民選的官員立即喪失審判的權力，所有與公眾有關的案件由人民組成的最高法庭裁決。然而一種野性難馴的民主政體，只能在司法的形式上表現出優點，通常會否定主持正義的基本原則。專制政體的驕傲會被平民的嫉妒毒害，雅典的英雄有時會讚許波斯人何其幸運，他們的命運只被一個善變的暴君播弄。羅馬人的嚴肅和自製能夠發揮效果，定出若干有利的限制辦法，強加在人民的身上，使他們不能感情用事。起訴的權利掌握在官員的手裡。35個區部的投票表決只能決定罰鍰，百人連大會保有審理所有重大罪行的權力，這是根據基本法所成立的機構，地位和財產的份量可以確保在表決時佔有優勢。大會一再運用發佈文告或延長休會時間的手段來阻撓會議的進行，以便有足夠的時間來化解偏見的影響和憤怒的情緒，而且整個審判程序可能因為及時的徵兆或一位護民官的反對而取消，像這種全民的審判通常更樂於對被告進行定罪處罰，而不會贊同被告的清白無辜。如果把司法權和立法權合併在一起運用，被告這一方是否會獲得赦免或宣告無罪，就會讓人產生懷疑。羅馬和雅典的演說家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當事人擔任辯護，那麼他們就會訴諸君王的策略和恩情來準備講稿，同時也訴諸君王的正義。

其二，召集市民參加每個罪犯的審判已經成為很困難的任務，尤其是市民和罪犯的人數越來越多，權宜的辦法是運用常設的官員或是特定的檢察官，代表人民行使審判權。早期這種問題非常少見，只有在很偶然的狀況下才會發生，等到羅馬建城7個世紀的初葉才成為永久的編制。每年選出的4位法務官經過授權，負責審理叛逆、勒贖、盜用公款和賄賂等國事犯罪。蘇拉增加法務官的數目和新的罪行項目，以處理直接傷害個人安全的犯罪。這些檢察官負責準備和指導法庭的審判工作，也只是宣讀經大多數「法官」所同意的判決而已。這些法官雖然尊重事實，但產生的偏見更多，已被比擬為英國的陪審團。
[135]

 法務官擬定一份年度名單，列入的人選都是年高德劭的市民，承擔這些重要而讓人厭煩的工作。經過很多年憲法的奮鬥以後，才從元老院、騎士階級和平民中間選擇相等的人數，有450人被指定進行單一的表決。法官有不同的名單或是「十人組」，必須將上千位羅馬人的名字包括在內，這些人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每個特定的案件，都要從大甕中抽出足夠的法官人選，他們的公正要用誓詞來保證。投票表決的方式可以保證獨立行使職權，從原告和被告的相互盤問中，消除有所偏袒的疑慮。米洛案
[136]

 的每邊法官減少15人之多，由51位法官用口頭回答或透過投票板，投出開釋、有罪或可疑的決定。
[137]



其三，在羅馬法的審判程序中，城市的法務官才是真正的法官，也可以算是立法者，等他下達指示要採取法律行動時，通常就會交付給一個代表來查明事實真相。隨著法律的訴訟程序增加，由十人委員會所設置、他所主持的法庭，獲得更大的份量和更高的聲譽。不管他是單獨行動還是聽從幕僚給他的建議，絕對的權力還是被托付給一個官員，這個官員每年要由人民投票選出。在自由運用有關的法規和預防措施時，需要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專制政體的命令則簡潔而又無趣。在查士丁尼也或許是戴克裡先時代之前，十人組的羅馬法官已經是虛有其名，只能像顧問一樣提出很謙遜的意見，法務官可能接受也可能置之不理。無論是民事法庭還是刑事法庭，都由一位官員負責，他的就任或解職全部取決於皇帝的意願。


 十三、羅馬人自我放逐和了斷的精神以及對民法的濫用

一名羅馬被告受到指控犯下重大的罪行，會用自我放逐或了斷來阻止法律的宣判。直到他的罪名得到合法的證明，他才能恢復清白無辜以及個人自由；直到最後的百人連的投票被統計和宣佈，他才可以和平地離開，前往意大利、希臘或亞細亞的聯盟城市。
[138]

 這種民事訴訟的死亡可以維護他的名譽和財產，至少他的兒女不會受到影響；他也可能仍舊享受理性和感官的生活，只要心靈在習慣了羅馬那種野心和囂鬧之後，能夠忍受羅得島或雅典的單調和寧靜。需要不顧身家性命的努力才能逃脫愷撒的暴政，但是斯多噶學派的哲理使人熟悉這種努力，他們這些最勇敢的羅馬人就是很好的範例，那就是合法鼓勵自殺的行為。經過宣判已經定罪的罪犯，被處死以後屍體要受到示眾的羞辱，也給兒女帶來最大的不幸，財產全部充公，使他們處於貧窮的困境。但是如果提比略和尼祿的受害人，在君主或元老院的敕令下達之前先行了斷，他們的勇氣和死亡會獲得補償，就是公眾的讚揚、適當的葬禮以及遺囑的有效。極端貪婪和殘酷的圖密善，像是要將不幸的人最後的慰藉全部剝奪殆盡，甚至就是兩位仁慈的安東尼皇帝，也仍舊不願讓人得到如此的恩典。涉及重大罪行的案件時，如果自願赴死的時機是介於起訴和定罪之間，等於是承認有罪，國庫就用不人道的手法，將死者的戰利品全部攫走。然而法學家通常會尊重市民的自然權利，就是放棄生命也包括在內。塔昆文給死者帶來身後的羞辱
[139]

 ，是為了防止臣民走上絕境，後世的暴君從沒有加以恢復或是傚法。要是有人把死看成解脫，那麼世間的權力對他已經喪失作用，只有訴諸來生的宗教顧慮，才會使他自戕的手受到約束。維吉爾在他的作品中將自殺列為不幸，並沒有視為犯罪
[140]

 ，這種地獄幽魂的詩意神話對人類的信仰或習性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福音或教會的訓誨，終於還是把虔誠的奴性強加在基督徒的內心，要他們迎接疾病或劊子手的最後一擊，而且必須毫無怨尤。

刑法在62卷《御法集》和《民法彙編》之中只佔很少的部分，所有的法庭訴訟程序中，決定市民生死的案件，比起契約或繼承這些最普通的爭論，沒有那麼受到重視，也很少一直拖延不決。這種非常明顯的區別取決於刑法和民法的性質，雖然有時會為了保衛社會的安寧而考量刑法的緊急需要。我們對國家的責任一般而言非常簡單而且始終不變。譴責罪犯的法條不僅刻在銅板或大理石上，而且印在罪犯的良心上，通常透過單一事實的證據就能夠確定他的罪行。然而我們與每個人的關係是變化多端而毫無限度的，我們的義務之所以能夠產生、廢止或修正，全部來自傷害、利益和承諾。自願簽訂的合約和遺囑經常會受到欺騙或無知的指使，所以才需要加以解釋，也使法官獲得實用的練習和經驗而做出睿智的判決。廣大的領土和興旺的商業擴展了每個人的事業，市民居住在龐大帝國遙遠的行省，不但有許多懷疑及耽擱，還無可避免從地區上訴到最高當局。

查士丁尼是君士坦丁堡和東部的希臘皇帝，也是拉丁牧羊人的合法繼承人。想當年羅慕路斯把殖民地建立在台伯河的兩岸，在1300年這麼長的時間內，法律很勉強地隨著政府架構和生活方式而改變。想要融合古老名稱與新制度的企圖值得嘉許，卻摧毀了原有的和睦關係，曖昧而又不合常規的體系難免要自我膨脹。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法律原諒臣民的無知，也就等於是承認本身還不夠完美。羅馬法經過查士丁尼刪節以後，仍舊是神秘難解的學科，也是有利可圖的職業，極為複雜的性質使得學習非常困難，加上從業人員私下運用各種手法，更是陷入10倍的黑暗之中。追求這門技術所付出的代價，有時會超過應得的報酬。申訴者由於窮困或明智，就不得不放棄最美好的權利。獲得正義竟然如此昂貴，或許可以減弱訴訟的風氣，但是在不對稱的壓力之下，只會增加富人的影響力，使得貧民的處境更為悲慘。訟訴程序的進度緩慢而又耗費甚大，有錢的抗辯者居於極為有利的地位，甚至不必寄望碰到貪污的法官。在體驗到一種惡習時難免會引起憤怒之心，這也是我們的時代和國家無法避免的事，真是恨不得拿我們精心炮製的法律體系，去交換土耳其宗教法官極其簡明快速的判決。我們平心靜氣想一下，為了保護臣民的人身和財產，像這樣的形式和延遲確有必要。法官的深文周內是獨裁者首要的工具，一個崇尚自由的民族應該有先見之明，解決在權力和勤奮無限擴展以後所產生的問題。然而查士丁尼的政府把自由和奴役的缺失全部結合在一起，羅馬人在複雜多樣的法律和主子的任意專制之下，在那個時代受到更多的壓迫。


 第四十五章 查士丁二世當政 阿瓦爾人派遣使者 定居在多瑙河 倫巴第人奪取意大利 接受提比略二世為帝 意大利在倫巴第人及東正教徒控制下的狀況 拉文納的局面 悲慘的羅馬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風範(565—643 A.D.)


 一、查士丁二世登極的始末及阿瓦爾人使臣來朝(565—566 A.D.)

查士丁尼的晚年只顧虔誠地沉思美好的天國，衰弱的心智完全忽略塵世的事務。臣民對於他那綿長的壽命和無盡的統治感到難以忍受，然而所有人都懷著憂慮，害怕在他過世的時刻，引起都城的暴亂與帝國的內戰。沒有子女的國君有7個侄兒和侄孫，都是他的兄弟和姐妹的後裔，他們生下來就享受皇家的榮華富貴，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行省和軍隊中擔任很高的職位。大家對他們的為人處事都很熟悉，各個都有一批忠誠而熱心奉獻的追隨者，在一個滿懷猜忌的時代要盡量延後指定接位的人選，使得每個侄兒都抱著繼承伯父皇位的希望。

查士丁尼在統治了38年以後逝世在皇宮(公元565年11月14日)，維吉蘭提婭
[141]

 的兒子查士丁靠著朋友的幫助，抓住了決定性的機會。午夜時分，他的家人被雷鳴般的打門聲音驚醒，得知來人是元老院的主要成員後就讓他們進入。這些受到歡迎的代表宣佈最重要的機密信息，皇帝已經崩殂，據稱在臨終前選擇了最受喜愛和讚許的侄兒繼承他的皇位。他們懇求查士丁要預防群眾的動亂，同時他們也知道時機稍縱即逝，稍有疏忽就會失去擁立之功。查士丁的面容顯現出驚愕和悲傷的神色，同時也表示謙讓的態度，在他的妻子索菲婭的規勸下，願意聽從元老院的安排。

查士丁靜靜地迅速進入皇宮，衛隊向新統治者致敬，接著舉行加冕大典，完成軍事和宗教的儀式。他從高階官員的手裡接受皇帝的服飾，穿著紅色的官靴、白色的上衣和紫色的長袍。有個幸運的士兵實時被授予護民官的職位，把象徵軍階的領圈套上他的脖頸。查士丁很安穩地坐在一面盾牌上，由4名強壯的青年高舉起來，接受臣民的歡呼與敬賀。教長的祝禱表示批准他們的推選，把一頂皇冠加在信奉正教的皇帝頭上(公元565年11月15日—574年12月)。橢圓形競技場早已擁滿無數的群眾，等到皇帝出現在寶座上面，不論是藍黨還是綠黨全部響起一片歡呼的聲音。查士丁二世對元老院和人民發表演說，承諾要改進使前朝蒙羞的時弊，展現一個公正和仁慈政府的典範，同時宣佈要用個人的名義和寬闊的胸襟，在元月1日(566 A.D.)
[142]

 接受羅馬執政官的頭銜。為了能夠立即償還他伯父所欠的債務，表達確實遵守誠信和慷慨的誓約，一隊挑夫背負成袋的黃金進入橢圓形競技場，使得查士丁尼時代原本毫無希望的債權人，接受這份主動發給的禮物作為他們應得的補償。還不到3年的時間，索菲婭皇后不僅比照他的先例，有的地方還要做得更好。她將很多貧窮的市民從負債和高利貸的困境中解救出來，讓他們脫離不幸的苦海。這種慈善的行動獲得無比的感激，但是君王的恩典最容易被揮霍和欺騙所濫用。

查士丁即位的第七天，接受阿瓦爾人使臣的覲見，整個場面經過佈置，務必要讓蠻族感到震驚、尊敬和畏懼。從皇宮的大門開始，寬闊的內廷和綿長的柱廊配置成列的警衛，他們佩戴著冠毛高聳的頭盔和金光閃閃的圓盾，手執長矛和戰斧，比在戰場更顯得威風凜凜。伴隨著君王的軍官或許是為了展現皇家的權勢，全都穿著色彩鮮艷的服裝，按照軍職和文官的位階排列。等到內殿的簾幕拉開以後，使臣可以看到坐在寶座上面的東部皇帝，位於4根圓柱支撐的天棚或圓頂的下方，頂端裝飾著展翼欲飛的勝利女神雕像。他們在一開始不禁大吃一驚，只有屈從於拜占庭宮廷奴性極重的跪拜之禮，但是很快從地上站起來，首席使臣塔吉提烏斯表現出蠻族的自由和傲慢。他在通事的翻譯之下，極口頌讚他們的領袖台吉的偉大，他的仁慈使得南方的王國得以生存不致滅亡，他那戰無不勝的臣民越過西徐亞冰凍的河流，無數的帳幕現在已經遮蓋了多瑙河的河岸。逝世的皇帝每年提供價值高昂的禮物，與感激的國君建立深厚的友誼，羅馬的敵人也尊敬阿瓦爾人的盟友。查士丁尼的侄兒過去所受的教導，是要一成不變採取審慎的作風，倣傚他伯父慷慨的行為，從一個無法擊敗的民族手裡買到和平的祝福，這個民族不僅喜愛戰爭的行為，而且擅長戰爭的訓練。現在皇帝從基督教的上帝、羅馬的古老光榮事跡以及查士丁尼新近獲得的勝利中，建立起堅定的信心，他的回答帶著高傲的口吻，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他說道：

帝國有數量龐大的兵員和馬匹以及供應充足的武器防守邊界，膽敢入寇的蠻族必定會被懲罰。你們聲稱要提供協助，卻又威脅採取敵對行動，我們根本不把你們的敵意和幫助放在眼裡。阿瓦爾人的征服者懇求我們要建立聯盟的關係，難道我們還怕他手下的殘兵敗將？
[143]

 我的伯父之所以賜給你們年金，是同情你們不幸的遭遇和謙卑的請求。現在你們將從我這裡得到更重要的恩惠，那就是看清楚自己的弱小。覲見結束，你們可以告退了，使臣的生命會得到保障，如果你們再來懇求我的寬恕，或許會獲得我的恩賜。
[144]



台吉聽取了使臣的報告以後，因為不瞭解羅馬皇帝的性格和謀略，對於他那種堅定的態度感到畏懼，決定停止威脅東部帝國的行動，向貧窮和落後的日耳曼地區進軍，目前這些地區在法蘭克人的管轄之下。經過兩場難分勝負的戰鬥，他只好答應退兵，奧斯特拉西亞國王立刻供應穀物和牛只，解除了營地所面臨的危機。阿瓦爾人一再吃閉門羹，使得士氣不振，如果不是與倫巴第國王阿爾波因建立聯盟，使他的部隊有新的作戰目標，使疲累的群眾獲得永久的居留地，那麼他的實力就會在薩爾馬提亞的曠野中消耗殆盡。


 二、阿爾波因的英勇事跡及格庇德王國的滅亡(566 A.D.)

阿爾波因在他父親的旗幟下服務，在戰場上遭遇敵方的格庇德王子，就用長矛將對手戳死。倫巴第人欽佩他這樣早就建立英勇的名聲，以一致的歡呼要求他的父親，既然年輕的英雄已分擔戰爭的危險，也應該享受勝利的宴會。態度堅決的奧鐸因回答道：「你們不能疏忽祖先遺留的明智習慣，無論一個王子建立多大的功勞，除非他從一位外國君王的手裡接受武器，否則不能與他的父親同桌。」阿爾波因為了尊重本國的制度，屈從於這個要求，挑選了40名隨從人員，毫無所懼去拜訪格庇德國王圖裡桑德的宮廷。按照古老的待客之道，圖裡桑德擁抱和款待了殺死兒子的兇手。阿爾波因在宴會裡坐在被害年輕人的座位上，圖裡桑德的內心油然產生痛苦的回憶，帶著一聲歎息，幾句話從憤恨不平的父親嘴裡脫口而出：「多麼令人難忘的位置!多麼可恨的人!」他那悲傷的表情激起格庇德人同仇敵愾的惱怒。

圖裡桑德還有一個兒子名叫庫尼蒙德，他沒有在戰場喪生，因為飲酒過多或是基於手足之情，引起他要為兄弟報仇的衝動，於是這個粗魯的野蠻人說道：「倫巴第人不論是外形還是氣味，都很像薩爾馬提亞平原的母驢。」他們的腿上綁著白色的布條，所以對方才拿這種粗俗的比喻來侮辱他們。一名膽大包天的倫巴第人回答道：「還有一點很相像的地方，就是踢人的力量很強大。要是不信的話，可以到阿斯菲爾德平原去找你兄弟的骨頭看一看，這些屍骸已經與最卑賤的動物混雜在一起。」格庇德人都是天生的戰士，聽到這話全站了起來，毫不在乎的阿爾波因以及40名隨員，都把手放在長劍上。年高德劭的圖裡桑德出面調停，總算平息了一場騷動，拯救了自己的榮譽和客人的生命。在舉行莊嚴的敘爵式之後，流著眼淚的父親把染著兒子血跡的武器當禮物，將這些外鄉人打發走路。阿爾波因凱旋歸國，倫巴第人讚譽他那無可匹敵的大無畏氣概，也不得不佩服敵人待客的熱誠和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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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非常特別的訪問期間，他可能見過庫尼蒙德的女兒，庫尼蒙德後來很快登上格庇德人的王座。羅莎蒙德這個名字以後用來稱呼美麗的女性，為我們的歷史或傳奇帶來很多愛情故事。倫巴第國王(阿爾波因的父親沒過多久就過世)與克洛維的孫女訂有婚約，但是他抱著希望想要佔有美麗的羅莎蒙德，就連誠信和政治的約束也棄之不顧，何況這樣做還會侮辱她的家庭和整個民族。誘騙的伎倆沒有發生效果，焦急的求愛者只得使用武力和詐術，終於獲得他所圖謀的對象。接著就是在他意料之內的戰爭，而且他也恨不得能夠徹底解決，可是倫巴第人無法抵抗格庇德人憤怒的攻擊，何況他們還獲得一支羅馬軍隊的協助。想用婚姻來聯繫雙方感情，也遭到藐視和拒絕，阿爾波因被迫放棄已經到手的獵物，身受他施加於庫尼蒙德家族同樣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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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私人的仇恨摻雜到公眾的爭執之中，事態變得更加嚴重，衝突要是沒有產生致命和決戰的結果，就會帶來短暫的休兵，雙方繼續加強準備，重新開始進行接戰行動。阿爾波因發現他的實力難以滿足愛情、野心和報復的需要，只有放下身段懇求台吉給予強力的幫助，提出的理由充分表現出蠻族的計謀和策略。他說羅馬人是所有民族的共同敵人，也是台吉個人所仇視的對手，現在格庇德人與羅馬人結盟就是助紂為虐，應該加以攻擊，好滅絕這個民族。如果阿瓦爾人和倫巴第人的力量在這場光榮的戰爭中能聯合起來，那就可以保證獲得軍事的勝利，奪取價值無可估計的報酬：多瑙河、赫布魯斯河、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無一處可以成為障礙，根本無法阻擋他們的武力。如果他們為了防止羅馬人惡意的行動，因而猶豫不決或是遲疑不為，雙方的合作精神就會受到打擊，到時候阿瓦爾人會被羅馬人追擊到地球的盡頭。台吉用冷淡和拒絕的態度，聽取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他將倫巴第使臣監禁在他的營地，故意拖延談判的時間，同時放出話來說他沒有意願和能力，從事這樣重大的冒險行動。最後他告知倫巴第人建立聯盟所要付出的代價，倫巴第人必須即刻將全部牛群的十分之一送給他們當禮物，獲得的戰利品和俘虜雙方平分，而且格庇德人的土地要單獨成為阿瓦爾人世襲的領地。

阿爾波因的激情使他滿懷興奮接受了這些嚴苛的條件，這時羅馬人也不滿意格庇德人的忘恩負義和反覆無常，查士丁放棄了這個任性的民族，讓他們去自生自滅，在這場一面倒的衝突中袖手旁觀不予理會。陷入絕境的庫尼蒙德還是很活躍，而且給敵人帶來危險。他接到消息知道阿瓦爾人侵入國境，仍舊保持堅定的信念，認為只要擊敗倫巴第人，就能很容易趕走這些侵略者。他倉促前去迎戰與他和他的家族勢不兩立的敵人，格庇德人的勇氣注定他們要光榮戰死，英勇的族人都在戰場喪生。倫巴第國王帶著高興的神色注視著庫尼蒙德的頭顱，後來將頭蓋骨作為酒杯，滿足征服者的恨意，或許只有這樣才能符合這個民族的野蠻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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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勝利之後，已經沒有障礙可以阻擋聯盟部隊的前進，他們也忠實執行了相互同意的條款。那些地形開闊平坦的國度，像是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外斯拉夫尼亞和匈牙利位於多瑙河北岸的地區，在毫無抵抗的狀況下被一群新來的西徐亞人佔領。台吉的達契亞帝國發出奪目的光芒，存在的時間為230多年。格庇德人這個民族從此消失，不見蹤跡。俘虜在經過分配以後，有的人不幸成為阿瓦爾人的奴隸，當然比不上成為倫巴第人的夥伴。倫巴第人用寬廣的胸襟收容驍勇善戰的敵人，他們這種開明的做法與冷酷而有意的暴虐行為，根本格格不入。阿爾波因的營地堆放著分到的二分之一戰利品，龐大的財富使一個蠻族根本無法加以計算。美麗的羅莎蒙德被說服或是逼著承認勝利的愛人所主張的權利，庫尼蒙德的女兒顯然已經原諒這些罪行，災禍的起因可能要歸咎於她那無可抗拒的魅力。


 三、倫巴第人對意大利的征服及納爾塞斯的逝世(567—570 A.D.)

阿爾波因摧毀了一個偉大的王國，建立起無敵的名聲。在查理曼大帝時代，巴伐利亞人、撒克遜人以及其他使用條頓語的部族，對於英雄的事跡仍舊歌頌不絕，這些都要歸於倫巴第國王的英勇、慷慨和財富。但是他的雄心壯志仍然無法滿足，格庇德人征服者將他的目光，從多瑙河轉向波河和台伯河更為富饒的兩岸。他回想起15年之前，他的臣民參加納爾塞斯的聯軍，曾經到過意大利令人愉悅的樂土。在回憶之中，他們對於山脈、河流和道路都非常熟悉。聽到他們獲得成就的報告，或許是見到他們獲得的戰利品，激起了新生一代競爭和冒險的狂熱情緒。阿爾波因以積極進取的精神和口若懸河的辯才，激起族人對未來的希望。他在皇家的宴會中拿出最美味的水果，稱這些都自然生長在世界最美好的花園中，現在還沒有主人，這番話說出了大家的心聲。

等他豎立起自己的旗幟，日耳曼和西徐亞喜愛冒險的青年，都前來參加他的陣營，增強他的實力。諾裡庫姆和潘諾尼亞身體強壯的農夫，重新恢復了蠻族的生活方式。格庇德人、保加利亞人、薩爾馬提亞人和巴伐利亞人的姓氏，在意大利行省仍然有明顯的痕跡可循。
[148]

 撒克遜人是倫巴第人最古老的盟友，有2萬武士帶著他們的妻子兒女接受阿爾波因的邀請。他們驍勇善戰，對他的成功大有助益，但是對於這樣龐大的群眾，有些民族參加或離開也很難覺察出來。每種宗教都有各自的信徒，都能夠自由地舉行儀式不受干涉。倫巴第國王接受阿里烏斯派異端的教育，不過正統基督徒獲准在公開的禮拜活動中為他的改信而祈禱。這時還有更為冥頑不靈的蠻族，用一隻母羊或是一個俘虜當作犧牲，奉獻給祖先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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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巴第人和他們的盟軍聯合起來，全部追隨一位首領，這個野性難馴的英雄人物，無論在美德還是惡行方面都出人頭地。阿爾波因保持高度的警覺，準備了大批的攻擊和防禦武器供應遠征使用。倫巴第人帶著輕便的財物伴隨行軍，樂於將土地放棄給阿瓦爾人，但是也經過莊嚴的保證，這時無論授受雙方都不帶笑容，那就是倫巴第人如果征服意大利失敗，可以恢復他們原來的所有權。

納爾塞斯要是成為倫巴第人的對手，他們就會遭到失敗。那些久經戰陣的武士，過去是他在哥特戰爭中獲勝的同伴，如果倫巴第人遭遇了這支軍隊，他們就會帶著畏懼和尊敬的態度不願出戰。拜占庭宮廷軟弱無能，蠻族的行動變得師出有名，皇帝一度聽取臣民的抱怨，因而造成意大利的毀滅。納爾塞斯的德行受到貪婪的玷污，在統治行省長達15年的時間裡，積累了大量的金銀財寶，已經超過私人財產應有的限度。他的政府因運用高壓手段而喪失民心，羅馬代表團用放肆的言辭表達他們的不滿，在查士丁的寶座前竟敢大膽宣稱，比起希臘宦官的專制，他們還是情願容忍哥特君王的奴役。除非暴虐的統治者很快被調走，否則他們為了尋求自己的幸福，要另外選擇一位主子。猜忌和誹謗的聲音才剛壓倒貝利薩留的功勳，現在又異口同聲力言會有叛變發生的憂慮。

皇帝指派新太守朗吉努斯取代意大利的征服者。將他召回的卑鄙動機，從皇后索菲婭帶有侮辱性質的命令中可見一斑：「他必須將軍事訓練的工作留給一個『男子漢』去做，回到皇宮的婦女中間，會有更適當的職位留給他，我們會將一根卷線桿再交到宦官的手裡。」逼得一位英雄人物說出這樣的話來答覆，表示出氣憤和無可奈何的心情：「我會為她紡出這樣一團線，要想將其解開可不那麼容易。」他並沒有像奴隸或是犧牲者那樣，出現在拜占庭皇宮的宮門前，而是隱退到那不勒斯，從那裡(如果可以相信當時的說法)邀請倫巴第人懲罰君主和人民的忘恩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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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情緒會在暴怒以後發生變化，羅馬人很快想起勝利將領所建立的功勳，或者是害怕他的憤恨產生不良後果，經由教皇出面斡旋，親自前往那不勒斯負荊請罪。納爾塞斯接受大家的悔改和歉意，表示出更溫和的面容和更負責的言辭，同意將住處安置在卡皮托山。雖然他已經年過古稀，但他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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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給人一種不得其時和過早逝去之感，以他的才能本可以挽救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致命錯誤。傳出或真正發生了針對納爾塞斯的陰謀事件，造成意大利人解除武裝，分崩離析。士兵受到羞辱，極為憤怒，對將領的過世感到哀傷，他們不認識新的太守，朗吉努斯則不瞭解軍隊和行省的狀況。意大利在前幾年為瘟疫和饑饉摧殘得十室九空，心懷不滿的民眾把自然的災害歸咎於統治者的罪惡或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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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波因不論是否基於安全的著眼，既不期望也沒有在戰場上遭遇羅馬的軍隊。他登上尤里安·阿爾卑斯山，帶著輕蔑的心理和無窮的慾望，向下俯視肥沃的平原，他的勝利使這塊土地的名字和倫巴第人的稱呼永遠結合在一起。一位受到信任的酋長帶著經過挑選的隊伍，將之佈置在朱利艾廣場，就是現代的弗留利，以防守山區的隘道。倫巴第人顧忌帕維亞的實力，聽從特雷維桑人的祈求，行動緩慢而遲鈍的大隊人馬，應該先佔領維羅納的皇宮和城市。米蘭現在已從灰燼之中重建，在阿爾波因離開潘諾尼亞5個月後，他的部隊把米蘭包圍得水洩不通。恐怖驅使人們望風而逃，他發現不論抵達還是離開任何地點，那裡都是杳無人煙，一片死寂。

怯懦的意大利人認為這批蠻族所向無敵，根本沒有人敢嘗試進行抵抗。驚恐萬分的群眾逃到湖泊、山區或沼澤，把財產分開來埋藏，盡量拖延要過奴隸生活的時刻。保利努斯是阿奎萊亞的教長，把教堂和私人的財產全部遷移到名叫格拉多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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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繼承者傚法他的行為，建立了早期最原始的威尼斯共和國，公眾的災難方興未艾，威尼斯得以不斷成長茁壯。霍諾拉圖斯登上聖安布羅斯的寶座，輕易接受投降條件，結果被違約的阿爾波因趕走，帶著米蘭的教士和貴族前往熱那亞，那裡有難以攻破的防壁可以為他們提供安全的庇護。沿著整個濱海地區，居民的勇氣受到鼓舞，因為容易運來所需的供應，獲得救援的希望，以及保存逃脫的力量。但是從特倫特的山嶺到拉文納和羅馬的城門，意大利的內陸地區沒有經過一次會戰或是圍攻，就成為倫巴第人的世襲產業。人民的降服使得蠻族具備條件以合法的統治者自居，毫無希望的太守只能被派去向查士丁皇帝宣佈：他的行省和城市很快失去，整個局勢已經無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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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城市經過哥特人加強防禦的力量，能夠抗拒新來侵略者的武力。正當倫巴第人用行動迅速的分遣部隊，征服意大利各地的時候(568—570 A.D.)，皇家營地設置在提西努姆或稱帕維亞的東門之外，時間長達3年之久。這種負隅頑抗的勇氣會獲得一支文明軍隊的尊敬，卻只會激起野蠻隊伍的憤怒。焦急的圍攻者為了鼓舞士氣，立下可怕的誓言：一旦城破，無分男女老幼、階級身份，全部屠殺無一豁免。最後他靠著饑饉的幫助要執行血誓，就在阿爾波因進入城門之際，他的坐騎突然顛躓倒地不起。有一名隨從不知是基於同情的心理還是宗教的虔誠，把這種奇特的現象解釋為上天的震怒。征服者躊躇片刻以後大發慈悲，將佩劍插入鞘內，下令停止屠殺，保持平靜的態度在狄奧多里克的宮殿裡休息，然後向面無人色的群眾宣佈，他們只要服從就能保住性命。他對城市的情況感到非常滿意，尤其是要吃盡苦頭才能獲得，更是感到驕傲萬分。倫巴第國君藐視米蘭古老的光榮，有幾個朝代都把帕維亞當作意大利王國的都城。


 四、阿爾波因為其妻羅莎蒙德所害和後續的狀況(573 A.D.)

王朝的創建者有光輝奪目的統治但卻為時甚短，阿爾波因在制定新的征戰之前，淪為家庭陰謀和女性復仇的犧牲品。靠近維羅納有一處並非蠻族建造的宮殿，阿爾波因用盛宴款待軍中的戰友。酗酒是英勇的報酬，國王自己出於嗜好或虛榮，要顯示更好的酒量。在傾飲無數大杯雷提亞或法勒尼安美酒之後，他叫人拿來庫尼蒙德的頭蓋骨，這是餐具中最尊貴的裝飾品。倫巴第酋長圍坐一圈，用恐怖的歡呼接受勝利的酒杯。喪失人性的征服者吩咐：「把酒倒滿!將這杯美酒帶給王后，用我的名義請她和她的父親一同享用。」羅莎蒙德處於悲傷和狂怒的極大痛苦之中，盡力克制自己的情緒後回答：「主上的意願必當服從。」她用嘴唇接觸酒杯，內心發出無聲的詛咒，這種侮辱要用阿爾波因的血才能洗刷。要是她沒有違背妻子的天職，出於身為女兒的憤慨她也會做出淫蕩放縱的行為。她的仇恨已經難以罷休，或說愛情已消失無蹤。

意大利的王后離開寶座，不惜投身於一個臣民的懷抱。赫爾米奇斯是替國王背負甲冑的隨從，成為她獲得歡樂和從事報復的秘密情人。赫爾米奇斯對於羅莎蒙德提出的謀殺建議，不能再以違背誓言和忘恩負義的顧慮為借口。事實上他考量到危險和所犯的罪行，難免感到戰慄恐懼，特別是他經常陪伴阿爾波因上戰場，知道國王是力量驚人無所畏懼的戰士。赫爾米奇斯強迫倫巴第人中最勇敢的一個人物皮雷德烏斯，共同完成這件驚人的壯舉，但是除了要他承諾保守機密，對具體的行動一概守口如瓶。羅莎蒙德運用這種勾引的方式，顯示出她對榮譽和愛情毫無羞恥之心。她的一個侍女受到皮雷德烏斯喜愛，她就提出為他們幽會提供地點，編造借口說幽會應該在一個黑暗和安靜的地方，等到完事後她告訴她身邊的伴侶，和他一起共享歡愉的是倫巴第王后，這種叛逆的通姦所產生的後果，不是他被殺就是阿爾波因的死亡。在這兩種選擇中，他決定成為羅莎蒙德的共犯，而不是變成她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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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具有大無畏的精神，絕不會害怕和後悔。她在期待之中立刻發現了一個最好的時機，當國王飲酒過多時就會離開餐桌，開始午間的休息。他那不忠的配偶借口是為了他的健康和睡眠著想，關上宮殿的大門，將所有武器全部移走，侍從人員告退離開。羅莎蒙德用溫柔的愛撫讓他平靜地入睡，然後把寢宮的門打開，催促勉強的叛徒趕緊下手。國王這時有所警惕，就從臥榻上坐起，想拔劍來防身，豈不知羅莎蒙德已經將劍鞘綁住，劍抽不出來。他唯一的武器是張小凳子，無法長久抵抗兇手所使用的長矛。庫尼蒙德的女兒含著笑容看他被殺，屍體埋葬在宮殿階梯的下面(公元573年6月28日)。倫巴第人心存感激的後代尊敬這個墳墓，對勝利的領袖懷念不已。

野心勃勃的羅莎蒙德渴望用愛人的名義進行統治，維羅納的城市和宮殿都畏懼她的權力，有一幫忠誠的格庇德人準備對她的復仇高聲歡呼，支持她要成為統治者的意願。但是那些倫巴第酋長，在混亂剛開始爆發時，帶著驚愕的神情趕緊逃走。他們現在已經恢復勇氣集結力量，全體族人並沒有接受她的統治，反而發出異口同聲的怒吼，要向犯罪的配偶和謀殺國王的叛徒討回公道。她被逼得要向自己國家的敵人尋找庇護，太守自私自利的政策要保護世人所痛恨的罪犯。羅莎蒙德帶著可以繼承倫巴第王座的女兒、兩個情人、值得信任的格庇德人以及維羅納宮殿的戰利品，沿著阿迪傑河和波河順流而下，一艘希臘船將他們轉運到拉文納安全的港口。朗吉努斯帶著愉快的神色，注視阿爾波因那美麗的孀婦和她所帶的財寶，依據她現在的處境和過去的行為，即使是再無理的建議她都只能接受。她欣然接受了這位大臣的愛情，就是在帝國衰亡的時刻，他也被當成國王一樣尊敬。殺害一名嫉妒的愛人不僅容易，他也可以成為讓人感激的犧牲品。赫爾米奇斯從浴室出來，從女主人的手裡接過一杯致命的飲料，液體的味道加上他明瞭羅莎蒙德的個性，他知道自己已經中毒而且很快會發作。他拔出佩劍對準她的胸膛，迫她飲下杯中剩餘的毒藥後不到幾分鐘就斃命。赫爾米奇斯唯一感到慰藉的地方，是她無法活著享受邪惡的成果。

阿爾波因和羅莎蒙德的女兒帶著倫巴第人極為豐富的戰利品，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皮雷德烏斯驚人的力量使皇家的宮廷感到高興和畏懼，他的盲從和報復就像是參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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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險事跡的不完美翻版。在帕維亞的集會中，經過族人的自由選舉，克勒夫是最高貴的酋長之一，被推舉成為阿爾波因的繼承人(公元573年8月)。不到18個月的時間，第二次謀殺玷污了倫巴第人的寶座，克勒夫被一名家臣拔劍刺死。由於他的兒子奧薩裡斯還未成年，王位虛懸達10年之久。公爵階層的貴族統治形成30位僭主，使得意大利處於分崩離析和高壓專制的局面。


 五、查士丁的軟弱及提比略二世的統治和德行(574—582 A.D.)

查士丁尼的侄兒登基稱帝時，宣佈要帶領國家進入一個幸福和光榮的新時代。查士丁二世編年史顯示的特徵是國家在外遭到羞辱，國內悲慘不堪。羅馬帝國在西部所受到的打擊是意大利的喪失、阿非利加的殘破和波斯人的入侵。無論是在首都還是行省，已經不講公理正義。富人為他們擁有的財產而感到戰慄不安，貧民唯一的希望是能保全性命，普通官吏缺乏治理的能力或貪污腐敗，偶然會拿出整治的手段，表現的方式不僅武斷而且暴虐。立法者或征服者的名聲即使舉世讚譽，也不能平息民眾的怨恨。就一般輿論來說，會把每個時代所有的災難歸咎於君主，歷史學家不論基於事實的真相還是合理的成見，也都贊成這種意見。然而歷史學家的內心會產生誠摯的疑惑，因為查士丁的情操不僅純真而且十分仁慈，如果不是疾病損害了他的心智和才華，就不會在登上大寶以後還遭到指責。病痛使他不良於行，活動範圍只限於皇宮，對於人民的怨言和政府的惡行猶如置身事外的陌生人。他很晚才認清自己的虛弱無力，決心要放棄身著紫袍的重責大任，在選擇有為的接位者時，他表現出識人之明以及顧全大局的氣概。

查士丁和索菲婭唯一的兒子在幼年夭折，他們的女兒阿拉比婭是巴杜裡烏斯的妻子，他負責督導皇宮的事務，後來成為意大利軍隊的主將，一直懷著虛榮的心理，渴望能透過婚姻的關係為君主所收養。當帝國的至高權力成了慾望的目標時，查士丁在習慣上總是帶著猜忌和怨恨的眼光，來看待他的兄弟和堂表兄弟，把他們當作達成願望先要制服的敵手。他不可能要求他們感恩圖報，這些人把接受紫袍當成應有的補償，而不是貴重的禮物。在這些競爭者當中，有一個受到流放的懲罰，後來還被處死。皇帝自己對另一個施加了殘酷的羞辱，不是畏懼他的憤恨，就是藐視他的忍耐。這種家族內部的仇恨，使他要用慷慨的胸懷從共和國內找出一位繼承者，而不是從他的家族。

富於心機的索菲婭推薦提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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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衛隊長忠心耿耿，無論是德行還是家世都受到皇帝的賞識，可能表現出皇帝明智選擇的成果。查士丁晉陞他為愷撒或是奧古斯都的位階，在皇宮的柱廊舉行盛大的典禮(公元574年12月)，教長和元老院的議員全部出席。查士丁拿出全副精力來主持，但是一般認為他的講話獲得了上帝的啟示，顯示出大家對他和那個時代的評價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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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說道：

你看到代表最高權力的紋章服飾，這些不是從我的手裡得到，而是來自上帝。唯有用榮譽來維護最高權力，你才能從君主的職責中獲得榮譽。對皇后要像對母親一樣尊敬，以前你是她的家臣，現在你是她的兒子。不可殘害無辜，戒絕報復心理。我曾經引起公眾的憤恨，你要避免這些行為。要拿我這個前任的先例，當作可以斟酌的經驗。我是個凡人，曾經犯下罪行；我也是個罪人，即使是在此生也受到了嚴厲的懲罰。但是這些國家的公僕(他指著那些大臣)，濫用我的信任，煽動我的情緒，會與我一起受到基督的最後審判。我一直為帝王冠冕散發的光輝而眩惑迷亂：你一定要明智和謙恭，記得自己如何才能得到權力，更要記得如何可以繼續保有。你現在看到自己的奴隸和兒女在圍繞著我們，你對他們有絕對的權威，但是要表現出慈愛和寬容，要愛民如己；要培養與軍隊的感情，也要維持軍隊的紀律；保護富人的產業，救濟窮人的生活。
[159]



所有的在場者鴉雀無聲，流下眼淚，讚譽君王的教誨，同情皇帝的遺憾。教長復誦教會的主禱文，提比略跪下接受王冠。遜位的查士丁看來更能造福人群。他對新國君說出以下的話：「如果你同意，我就活下去。要是你下令，我可以去死。凡是我所忽略或遺忘的事物，祈請掌管天堂和塵世的上帝灌輸到你心中。」查士丁皇帝最後又活了4年(公元578年10月5日)，在不理世事的平靜生活中度過，他的良心不再因無法善盡職責而飽受折磨，提比略的孝心和感激證明他的選擇非常正確。

在提比略二世(公元578年9月26日—582年8月14日)的德行之中，他的英俊(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氣宇軒昂的羅馬美男子)可能使他獲得索菲婭的寵愛。查士丁的孀婦聽從旁人的意見，認為只有在這位更年輕的第二任丈夫統治下，她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和影響力。如果這個野心勃勃的候選人曾經忍不住去奉承和欺騙，現在也無能為力去達成她的願望或他的承諾。橢圓形競技場的黨派帶著不耐煩的神色，要求知道新任皇后的名字。等到宣佈阿納斯塔西婭是提比略皇帝秘密卻合法的妻子，民眾和索菲婭都大吃一驚。為了能夠減輕索菲婭的失望之情，她那孝順的養子想盡辦法，非常慷慨地贈予其皇家的榮譽、宏偉的宮殿以及無數的僕役。他在莊嚴的場合裡總是護在恩主的寡婦身邊，並且詢問她的意見。但她的野心不屑於皇家的表面尊榮，「母親」的尊敬稱呼不能安撫受到羞辱的婦女，反而激起她的震怒。皇帝出於關心和信任做出善意的表示，她很快接受並擺出有禮的微笑，但是孀居的皇后決定和她長久以來的敵人建立秘密的聯盟關係，利用日耳曼努斯的兒子查士丁尼作為報復的工具。傲慢的統治家族對於支持外人獲得最高的權力感到很不甘心，而且這個年輕人已經建立起了備受讚譽的聲望。

查士丁過世以後，日耳曼努斯的兒子查士丁尼的名字被牽涉進了一個動亂的黨派中。他主動自首，並上交了金庫裡6萬鎊的錢財，或許可以解釋為犯罪的證據，至少顯示出他的畏懼。查士丁尼受到皇帝的赦免，並負責指揮東部的軍隊。他大舉進兵，使波斯國王趕緊逃走，在歡呼聲中凱旋，公眾認為他有資格穿上紫袍。他那善於權謀的幕後主使人選擇葡萄收成的季節，這時皇帝在很偏僻的鄉村避暑，要像臣民那樣過悠閒的生活。提比略聽到他有所圖謀的信息以後，很快趕回君士坦丁堡，採取堅定的立場鎮壓陰謀政變，把索菲婭濫用皇家的排場和榮譽，減少到比較適度的狀況，遣散侍從行列，截斷對外的通信聯繫，指派忠誠的守衛加強監視。但是寬厚的君主認為，查士丁尼的職務並不會加重他的刑責，經過一番溫和的申斥，赦免他的謀逆犯上和忘恩負義的行為。一般人都相信，皇帝心裡存著解決的辦法，想要與威脅寶座的對手建立雙重的婚姻關係。有一位天使在提醒皇帝(這個神話廣為流行)，他對國內的敵人一定會取得勝利，不過提比略的心地善良而且慷慨，可以使自己的安全獲得更堅實的保證。

提比略這個名字會引起民眾的反感，他採用更受民眾愛戴的名字君士坦丁，並且傚法安東尼的德行。從歷史的記錄來看，有那麼多的羅馬君王是如此邪惡愚昧，當然樂於聽到有一位眾望所歸的人物，具備仁慈、公正、謙和與剛毅的特質。大家可以看到這位國君在皇宮和藹可親，在教堂虔誠仁慈，在法庭公正無私，在波斯戰爭中獲得勝利，至少是他派遣的將領所達成的。他的勝利獲得最光榮的戰利品，其中包括大量俘虜，他本著基督教英雄人物慈悲為懷的精神，善待這些俘虜，並且不要贖金將他們遣送返鄉。自己的臣民無論是建立功績還是遭遇不幸，都可以向他提出要求，蒙受他最大的恩惠，通常他的賞賜比對方所期望的還要多。這些行事的方式就托管人的立場，或許會危及國家的財政，但是就人道和公正的原則而論，可以取得回報達成平衡。這些原則給他帶來的教訓，是要厭惡從人民的眼淚中搜刮的黃金，將它視為毫無價值的賤金屬。人民經常遭受天災人禍，他採取積極的救濟行動，不僅急著豁免過去積欠的款項，同時要減輕未來稅收的需求。他堅決拒收臣下奉承討好的呈獻，他們會用10倍的壓搾來作為補償。提比略制定睿智和公平的法律，受到後來朝代的讚許和難以為繼的遺憾。

君士坦丁堡盛傳皇帝發現了一處寶藏，但是他真正的財源是以身作則的節約，杜絕所有排場和毫無必要的費用。要是上天願意賜福，這位愛國的皇帝能夠受到長遠的保佑，就會給東部的羅馬人帶來幸福。然而，查士丁過世後不到4年，尊貴的繼承人就罹患致命的疾病，好在留下足夠的時間交代後事。按照得到寶座的先例，他把皇帝的冠冕托付給最夠資格的同胞。他從群臣中間選擇了莫裡斯，所做的判斷比紫袍還要寶貴。教長和元老院的議員被召集到垂死君主的床邊，他當面將女兒和帝國交給莫裡斯，財務官用莊嚴的聲音宣佈他最後的遺言。提比略表示他的願望，是要他的兒子和繼承人用德行來為他建立最高貴的陵寢，使過世的君王能為萬民所懷念。公眾的悲痛把對他的感激銘刻在心，但是新朝的動亂使最誠摯的哀悼逐漸消失，人類的目光和歡呼很快迎向初升的朝陽。


 六、莫裡斯的接位和統治以及意大利的悲慘情況(582—602 A.D.)

莫裡斯皇帝(公元582年8月13日—602年11月27日)的家世源於古老的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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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親生父母定居在卡帕多細亞的阿拉比蘇斯，還能有幸活著看到兒子登極稱帝，分享無上的尊榮與財富。年輕的莫裡斯投身軍旅生涯，提比略拔擢他指揮一個新成立的軍團，由1.2萬名聯軍組成，這個部隊很受皇帝的寵愛。他憑借英勇行為和統御能力在波斯戰爭中脫穎而出，回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應得的報酬，就是繼承整個帝國。莫裡斯接位時正是43歲的盛年，在東部帝國統治了20年，把野性難馴的狂野民主政體從民眾心中驅走，建立起理性和德行的完美貴族體制(這是埃法格裡烏斯很奇特的說法)。雖然他抗議說他在私下的讚美從未到達國君的耳中，但有些過失似乎使得莫裡斯的行事為人，比不上前任純潔無私的美德。他那冷淡而有所保留的態度或許可以歸之於傲慢，公正難免有時會失之殘酷，仁慈也有時出於軟弱，極度的節儉使他經常被譴責為貪婪。一位掌握絕對權力的國君，最合理的願望是使人民獲得幸福。莫裡斯有見識和勇氣達成這個目標，他的政府遵從提比略的原則和典範。怯懦的希臘人推動一種政策，要讓國王和將領這兩種職務保持完全分離，一名普通士兵只要能夠穿上紫袍，就很少領軍，也不會再上戰場。然而莫裡斯皇帝所享有的光榮，是幫助波斯國君復位。他的部將為了對付在多瑙河的阿瓦爾人，發起勝負難分的戰爭。他對意大利行省不幸和悲慘的境況，只能投以憐憫而無能為力的目光。

聽到意大利悲慘的故事和對援軍的要求，歷代皇帝受到持續的折磨，被迫只有羞辱地承認自己的衰弱。羅馬的尊嚴正在淪亡之際，還能意氣風發表達出他們的怨言：「如果你沒有能力把我們從倫巴第人的刀劍下救出來，起碼也要讓我們免於饑饉的災禍。」提比略二世原諒他們的不敬，解救他們的災難，供應的穀物從埃及運到台伯河。羅馬民眾不對卡米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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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向聖彼得祈求，要把蠻族從他們的城牆外趕走。可是杯水車薪的救援並不足恃，危險不僅永遠存在，而且迫在眉睫。教士和元老院搜集還剩餘的古老財富，總額大約有3000磅黃金，派遣大公潘夫洛尼烏斯將這批禮物和他們的訴求，送到拜占庭寶座前，試圖讓宮廷的目光和東部的軍隊從波斯戰爭轉移過來。公正的提比略將這筆貢金當成賞賜來防衛羅馬這座城市。他在辭別大公時給他最好的忠告，要他不妨去賄賂倫巴第人的酋長，或是出錢請法蘭克國王給予幫助。雖然有了這一微不足道的幫助，但意大利仍在忍受痛苦，羅馬再度遭到圍攻，距離拉文納3英里的克拉西郊區，被斯波萊托一名頭腦簡單的公爵帶領部隊縱兵劫掠並攻佔。莫裡斯接見的第二個代表團，是由神職人員和元老院議員組成，帶來羅馬教皇的一封信函，教皇運用宗教的威脅詞句，極力敦促他要履行神聖的責任。派出的教廷大使是格列高利輔祭，同樣有資格懇求上天和塵世的權柄。皇帝採用前任的處置方式，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就是說服一些實力強大的酋長與羅馬人建立友誼，其中有名溫和而忠誠的蠻族終生為太守賣命，死而後已。

阿爾卑斯山的通道開放給了法蘭克人，教皇鼓勵他們，對於沒有信仰的人，要毫不猶豫地違背所立的誓詞和保證。克洛維的曾孫奇爾德伯特被說服要侵入意大利，代價是5萬金幣。但是他過去看到有些拜占庭貨幣是1磅重的黃金，感到非常高興，因此奧斯特拉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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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國王要求，他接受的禮物應該更值錢，這些金幣的大小和成分都要合乎標準。倫巴第人經常侵犯實力強大的鄰居高盧人，使他們那些各自為政的公爵不得不提高警覺，擔心會引發報復的行動，只有放棄混亂而弱勢的獨立狀況。國王統治的政府具有團結合作、保守機密和活力充沛諸多優點，於是大家毫無異議地表示贊同。克勒夫的兒子奧薩裡斯已經長大，成為身強力壯的知名勇士。大家團結在新任國王的旗幟之下，意大利的征服者連續抵抗了三次侵略行動，其中一次是奇爾德伯特親自領導，也是墨洛溫家族最後一次從阿爾卑斯山衝殺下來。第一次遠征被嫉妒的仇敵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擊敗；第二次在一場血戰中被擊潰，他們建國以來從未遭到這樣大的損失和羞辱；他們急著要報仇雪恥，第三次行動積蓄了所有的力量，奧薩裡斯屈服於狂暴的怒流。倫巴第人的部隊和錢財分散在設防的城鎮中，都位於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之間。

一個民族不怕危險但不耐勞累和延誤，很快就對20個指揮官的愚行發出怨言。這些習慣了北國氣候的體質，暴露在意大利的驕陽下，灼熱的空氣很容易傳染疾病，何況他們已經承受了酗酒與饑饉的交替折磨。他們的兵力不足以征服這個國度，但卻足以使得這個地區殘破不堪，何況渾身戰慄的當地民眾根本無法分辨來者是敵軍還是救星。如果墨洛溫王室和拜占庭皇家的兩支軍隊能夠在米蘭附近地區會師，或許可以顛覆倫巴第人的王國。法蘭克人要求延後6天的時間，用一個縱火燃燒的村莊作為信號。希臘人的軍隊浪費了寶貴的時間，用來攻取摩德納和帕爾馬；阿爾卑斯山的盟軍撤退後，這兩城宣告失守。勝利的奧薩裡斯獲得統治意大利的主權，他在雷提亞阿爾卑斯山的山麓，平定了科穆姆湖一個偏僻小島的抵抗行動，搜尋埋藏起來的國庫財富。等到抵達卡拉布裡亞的盡頭，他用長矛觸及豎立在雷吉烏姆海岸的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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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這個古老的地標作為王國固定不移的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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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長達200年的時間裡，分為倫巴第王國和拉文納太守轄區，但是面積和實力並不相等。猜疑的君士坦丁大帝分設軍職和文職，使其相互制衡，任性的查士丁尼一世又將兩種職權合一。日益衰敗的帝國先後曾經任命18位太守，授予民政、軍政甚至教會的大權。他們獲得管轄地區的直接審判權，以後奉獻出來成為聖彼得繼承人世襲的特權，轄區一直延伸到現代的羅馬涅、費拉拉和科馬齊奧的沼澤地或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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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裡米尼到安科納的五個濱海城市，以及位於亞得裡亞海和亞平寧山的丘陵之間的第二個內陸的彭塔波裡斯。把敵對的地域從拉文納轄區割讓出去以後，羅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成為三個次一級的行省，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全都承認太守的最高權力。

羅馬公國包括圖斯坎、薩賓以及400年來在拉丁征服的城市，界線很明顯是沿著海岸從奇維塔·韋基亞到特拉奇納，以及台伯河的河道從阿梅裡亞和納爾迪尼到奧斯蒂亞港。從格拉多到基奧嘉有無數的小島，構成威尼斯早期的領土，但是在大陸比較容易接近的市鎮，都被倫巴第人制服，他們帶著無可奈何的憤怒，觀看新的首府從波濤中興起。那不勒斯公爵的權力受到限制，一邊是海灣和鄰近的島嶼，還有卡普阿的敵對區域和阿爾馬菲的羅馬殖民地，後者有工作勤奮的市民，藉著航海羅盤的發明，揭開世界的面貌。撒丁尼亞、科西嘉和西西里三個島嶼仍舊歸屬帝國的統治，奧薩裡斯獲得遙遠的卡拉布裡亞以後，把地標從雷吉烏姆的海岸移到康森提亞的地峽。撒丁尼亞野蠻的山地人保有祖先的自由和宗教，西西里的農夫卻被囚禁在肥沃的耕地上。

羅馬受到太守極為暴虐的高壓統治，有一名希臘人，或許是個宦官，侮辱已經殘破的卡皮托神廟，卻沒有受到任何處分。那不勒斯很快獲得自行推選公爵的特權，阿爾馬菲的獨立是商業發達的成果，自願歸附的威尼斯最後還是獲得了尊貴的地位，能與東部帝國締結平等的聯盟關係。在意大利的地圖上，可以看到太守的領地面積有限，但是所包括的財富、產業和人口佔有的比例最大。那些忠於國家和身價最高的臣民逃開蠻族的桎梏，拉文納新來的居民打著帕維亞、維羅納、米蘭和帕多瓦的旗幟，分別在他們的土地上迎風招展。倫巴第人據有意大利剩餘的部分，他們的王國從首都帕維亞向著東方、北方和西方拓展，最遠與阿瓦爾人、巴伐利亞人、奧斯特拉西亞及勃艮第的法蘭克人相鄰。要是用現代地理來說明，就是當前威尼斯共和國的陸地部分、蒂羅爾、米蘭、皮德蒙特、熱那亞海岸、曼圖亞、帕爾馬和摩德納、托斯卡納大公國，以及從佩魯賈到亞得裡亞海的大部分教會領地。貝內文圖姆公爵及後來的國君存在的時間比君主政體更久，同時也將倫巴第人之名傳播開來，他們佔有了現在從卡普阿到他林敦的那不勒斯王國的大部分地區，統治將近5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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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倫巴第人的語言和習俗以及奧薩裡斯的豪情(584—643 A.D.)

要想比較人口當中勝利者和被征服者所佔的比例，語言的改變可以提供最可能的正確推論。要是按照這個標準，意大利的倫巴第人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比起法蘭克人或勃艮第人的數量要少。同樣，這些高盧的征服者，也沒有撒克遜人和盎格魯人那麼多的群眾，所以不列顛人的方言才會遭到幾乎根絕的命運。現代的意大利人是幾個民族的混合，在不知不覺中形成，笨拙的蠻族很難靈活運用語尾變化和動詞變化，為了簡便起見就使用冠詞和助動詞，條頓的名詞稱呼表達了很多新的概念。然而大量最主要的術語和普通用語還是起源於拉丁語
[167]

 ，要是我們熟悉古老意大利已經過時的方言，或是農村和城市的一般用語，就可以追蹤很多單詞的來源，這些詞可能不被羅馬精純的古典語言承認。

一個小民族可以組成兵力龐大的軍隊，倫巴第人實力很快衰退，原因在於2萬撒克遜人的撤離，他們厭惡寄人籬下的狀況，經歷很多冒險犯難的事件以後返回原來的家園。阿爾波因的營地範圍廣大使人生畏，但是營地的範圍不管多大，都可以安置在一個城市之內，好戰的居民必須稀疏散佈在整個廣大國土上。當阿爾波因領著族人從阿爾卑斯山傾巢而出，指派他的侄兒擔任弗留利的首位公爵，負責指揮行省以及當地的民眾，謹慎的吉蘇夫卻婉拒了這個危險的職位，除非讓他從倫巴第的貴族當中，選出相當數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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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成士兵和臣民的殖民區。在征服的進行過程中，同樣的權利不可能授予佈雷西亞、貝加莫、帕維亞、都靈、斯波萊托和貝內文圖姆的公爵。但是這些公爵及同僚都帶著追隨的隊伍居住在指定的區域，他們戰時聚集在他的旗幟之下，平時參與法庭的審判。他們對國王的歸順能保持自由和榮譽，只要退還之前接受的禮物和賞賜，就可以把家庭遷移到其他公爵的領地，但是他們如果擅自離開王國，就視同作戰逃亡，可以被判處死刑。第一代征服者的子孫在這片土地上扎根茁壯，基於利益和榮譽的動機，要善盡防護的責任。倫巴第人生而為國王或公爵的戰士，族人的平時集會要展示出正規軍隊的旗幟和稱呼。軍隊的費用和報酬取之於被征服的行省，阿爾波因去世後才開始分配錢財或物質，卻帶著邪惡的偏頗作風和掠奪行為，受到鄙視。那些最富有的意大利人不是被屠殺就是遭到流放，剩餘的有錢人被陌生人剝削，將貢金的義務強加在民眾身上，要把田地的收成支付三分之一給倫巴第人。

不到70年的時間，這種人為的制度就受到廢止，進行更為簡便而可行的永久土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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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地主不是被蠻不講理的惡客驅逐，就是將三分之一的年度地稅改進得更為公平合理，只要呈報適當比例的土地產值。這些外國的主子不重視農業，穀物、葡萄和橄欖樹的種植技術及勞力退化，這些農耕工作由奴隸和土著負責。懶散的蠻族愛好與畜牧生活有關的職業，他們在威尼提亞肥沃的牧場，重新建立並改良馬匹的育種，行省一度因此而聞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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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人看到外國品種的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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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甚為驚奇。

倫巴第地區人口減少，森林的面積相對來說就顯得更大了，可以在廣大的範圍之內享受狩獵的樂趣。他們有奇特的技術，可以訓練空中的飛禽聽懂召喚的聲音，服從主人下達的命令，聰明的羅馬人和希臘人過去對這方面一竅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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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堪的納維亞和西徐亞出產最凶狠也最溫馴的獵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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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愛漫遊的居民騎馬到原野，對這些猛禽施以訓練使之馴服。我們的祖先所喜愛的消遣是由蠻族引入羅馬的行省，意大利的法律尊重刀劍和獵鷹，高貴的倫巴第人把這兩樣東西看得同樣重要，認為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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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氣候和倣傚習性發揮的影響力極為迅速，第四代的倫巴第人看到祖先粗野的肖像，竟然驚懼得不敢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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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將後腦部位剃得精光，濃密的長髮從前面垂到眼睛和嘴巴，留著很長的鬍鬚，展現出民族的聲名和特性。他們穿著寬鬆的上衣，有點像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形式，只是用各種顏色的條紋加以裝飾，下身包著緊身的長褲，穿上敞開的涼鞋，甚至在毫無安全顧慮的情況下，也要在身側佩上長劍。然而這種奇特的服飾和恐怖的面貌背後，蘊藏著溫和與慷慨的天性，戰場激起的狂怒會很快平息，勝利者的仁慈有時會讓俘虜和民眾驚奇不已。倫巴第人的惡行在於情緒化、無知和酗酒，但是德行確實令人欽佩。他們的社會交往不會出現偽善的習氣，更不會把法律和教育的約束強加在別人身上。

要是我敘述意大利征服者的私生活，也不算是離題太遠，所以我很高興提到奧薩裡斯的豪俠行為，能夠真正表現騎士和浪漫的精神。奧薩裡斯失去已經定親的新娘(一位墨洛溫王室的公主)，就想娶巴伐利亞國王的女兒為妻，國王蓋裡巴爾德接受意大利國王締結婚約的要求。熱情的愛人不耐煩緩慢的商議程序，離開皇宮加入使臣的行列，前去拜訪巴伐利亞的宮廷。在公開覲見時，這位無人認識的來客走到寶座前面，告訴蓋裡巴爾德：派遣的使臣其實是國家大臣，也是奧薩裡斯的朋友，被托付以很重要的任務，要將未來妻室的迷人魅力向他據實報告。托伊琳達受到召喚，前來接受事關緊要的探訪，在經過令人屏氣貫注的凝視以後，他以「意大利王后」的稱號向她致敬，然後提出謙卑的要求。按照他們族人的習慣，她要用一杯酒贈送給第一個見到的臣民。她只有服從父親的命令，奧薩裡斯接受她遞送的酒杯，在歸還給公主的時候暗中輕觸她的手，然後將自己的手指放在面孔和嘴唇，等於是表現愛意。在夜晚，托伊琳達將陌生來客輕率的親密舉動告訴她的保姆，獲得保證，感到很安慰，知道這種大膽的行為只會來自身為國王的未來夫婿，他的英俊和英勇已經虜獲她的芳心。等到使臣告辭歸國，他們抵達意大利的邊界，奧薩裡斯從馬上站起來，向著一棵大樹投出他的戰斧，表現出無可匹敵的力量和技巧，對吃驚的巴伐利亞人說道：「只有倫巴第的國王能夠投出這致命的一擊。」等到法蘭克人的軍隊進擊入侵，蓋裡巴爾德帶著女兒到盟國的疆域避難，就在維羅納的皇宮舉行婚禮。過了一年奧薩裡斯去世，但是托伊琳達
[176]

 受到族人的愛戴，一致同意她有權授予他人意大利王國的權杖。

從這件事實以及其他類似的狀況
[177]

 ，可以知道倫巴第人擁有選舉君王的自由，而且不會經常運用這項危險的特權。公共收入不斷增加，源於土地產出和正義帶來的利潤。獨立的公爵們同意奧薩裡斯登上他父親遺留的王座，他們把各自的二分之一領地呈獻給國君，驕傲的貴族渴望獲得在君主身邊服行賤役的榮譽。他對忠心的諸侯所賜予的報酬，是恩俸和采邑這些並不穩定的禮物，並且用修道院和教堂富裕的基金，作為戰爭受害者的補償。平時的法官就是戰爭時的領袖，他從未篡奪所有的權力，要成為唯一和絕對的立法者。意大利國王在帕維亞的宮殿召集全民大會，有時會在附近的原野舉行，國務會議由家世和地位最崇高的人員組成，下達的敕令如果想得到合法地執行，就要依賴忠誠人民的認可，以及倫巴第人幸運的軍隊給予支持。

意大利的征服過了80年以後，傳統的習慣法改用條頓族拉丁文書寫，獲得君主和人民的同意後頒行，為了適應當時的情況，採用一些新的條例。羅薩裡斯的案例(647 A.D.)讓賢明的繼承人視為規範，倫巴第人的法律被視為缺點最少的蠻族法典。擁有勇氣可以保證自由，這些舉止粗俗和行事倉促的立法者，沒有足夠的才具平衡國家和憲法的權力，或是討論政治體系較為深奧的原則。只有威脅到國君生命和國家安全的罪行，才值得定讞判處死刑，但他們主要的注意力還是放在保護臣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上。按照那個時代非常奇特的法學理論，殺人的罪行可以用罰金來抵贖，然而付出的代價很高，一個普通市民是900個金幣。次等的傷害像是殺傷、骨折、重擊或是諷刺嘲笑的言辭，這種認定的方式很慎重，有時會反覆核查到非常荒謬的程度。立法者的明智在於鼓勵接受比較羞辱的條件，用金錢的賠償來交換榮譽和復仇，免得冤冤相報永不停息。

無知的倫巴第人不論信奉異教還是基督教，對於巫術和魔法能夠帶來噩運和不幸還是深信不疑。17世紀的法官可以從睿智的羅薩裡斯那兒獲得教導，但心中還是有所疑惑。羅薩裡斯譏笑荒謬的迷信行為，從殘酷的民眾或法庭的迫害下，保護那些被當作犧牲品的可憐人，他們被指控使用魔法。
[178]

 勒特普朗德具有立法者的精神，超越那個時代和國家的標準，他帶著寬恕的態度指責決鬥的氾濫，這不僅是邪惡的行為，而且積習已深。他提到自己的體驗，不斷的暴力使得社會毫無正義可言。無論從倫巴第人的法律中發現哪些優點，都是蠻族重視理性所獲致的成果，他們從來不允許意大利的主教參加立法會議。國王的傳承看重德行和能力，他們的編年史記載了很多不幸的事件，其中有很長一段和平、守法和幸福的歲月，在西部帝國衰亡以後所出現的王國之中，意大利人享受到最溫和與最公平的政府的治理。
[179]




 八、羅馬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對使徒聖墓的崇拜(590—604 A.D.)

在公元6世紀即將結束之前，羅馬受到倫巴第人的武力威脅和希臘人的獨裁統治，我們再次探索它進入最悲慘時期的命運。
[180]

 帝國中樞的轉移和行省先後喪失，公眾和私人的財源消耗殆盡。地球上那顆高聳的大樹，陰影下曾棲息無數的民族，現在被砍掉枝葉，留下光禿禿的樹幹在荒涼的地面任其枯萎。奉有派令的大臣和傳送捷報的信差，再也不會在阿庇安或弗拉米尼亞大道上相遇，隨時都會遭到倫巴第人帶著敵意的襲擊，引起持續不斷的恐懼。在一個權勢極大而又安寧的首都，居民沒有焦急不安的心情，才會去遊覽鄰近地區的花園，並在想像中隱約繪出羅馬人的苦難狀況：他們渾身戰慄地打開或關上城門，從城牆上看到燃燒中的房屋，聽到他們的同胞哀鳴的聲音，像狗一樣被成對綁在一起，被拖著越過高山渡過大海，到遙遠的國度去當奴隸。農村生活如果處於這種時時緊張的狀況就沒有歡樂可言，更沒有心情從事農耕的工作。羅馬的平原很快變成可怕的荒野，只有貧瘠的土地、污穢的水流和充斥著傳染病的空氣。世界的首都不再吸引好奇和進取的民族前來此地，但是機遇或需要使得外鄉客漂游而至，會帶著驚懼的心情觀望空洞而荒涼的城市，禁不住要問起元老院和人民在哪裡。

在雨水過多的季節，台伯河高漲溢過堤岸，洶湧的狂流衝過七山之間的谷地。洪水過後留下停滯的水坑就會產生時疫，傳染的速度真是驚人，在懇求上天賜福的莊嚴遊行隊伍中，一個時辰之內竟有80個人當場死亡。
[181]

 社會要是鼓勵結婚而且願意勤奮工作，很快就可以補足瘟疫和戰爭造成的損失，但是大部分羅馬人陷入毫無希望的貧窮之中，逼得要過獨身生活，人口減少很快成為舉目可見的現象，就是熱心的人士也會產生悲觀的想法，害怕人類有一天遭到絕滅的命運。
[182]

 然而市民的數量仍舊超過所能獲得的穀物，供應的食物來源不穩定，完全靠西西里或埃及的收成。帝國一再發生饑饉，顯示皇帝對遙遠行省抱著事不關己的心態。羅馬的建築物面臨毀壞和傾圮，洪水、風暴和地震使腐朽的結構很容易倒塌，具有優勢地位的僧侶看到古代文物受到摧毀，感到幸災樂禍得意忘形。
[183]

 一般人都相信是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破壞廟宇，毀棄都市裡的雕像，是這個蠻族下達命令，將帕拉丁圖書館燒為一片焦土。關於他那荒謬而可惡的宗教狂熱，李維的歷史記載可以拿來作為獨特的標誌。格列高利的著作對於古典文化表現出難以克制的厭惡，有一位學識淵博的主教，曾經擔任過文法教授，研究拉丁詩人的作品，把朱庇特當成基督一樣來讚揚，他給予最嚴苛的批評。但是有關他那瘋狂破壞的行徑，證據不僅可疑而且到近代才出現。和平女神廟或是馬塞盧斯劇院經歷多少代的風吹雨打，才慢慢損毀。在沒有受到教會獨裁控制的地區，禁書的限制會使維吉爾和李維抄本的銷路成倍增加。
[184]



要是羅馬無法受到一個重要原則的鼓勵，重新恢復昔日的榮譽和權勢，就會像底比斯、巴比倫和迦太基一樣從地球上消失。眾人接受含意模糊的傳說，兩位猶太導師分別是漁夫和帳幕工匠，在尼祿的賽車場遭到處決，他們那不知真假的遺骸500年後成為聖物，被當作基督教在羅馬的保護者受到頂禮膜拜。東部和西部的朝聖客紛紛來到聖地的門前，使徒的神龕為奇跡和畏懼所守護，虔誠的正統基督徒在接近崇拜的對象時，難免心中忐忑不安，唯恐因觸摸聖徒的遺體而喪生，因多看一眼而帶來危險。即使有人出於非常純正的動機，擾亂了聖所的安寧，也會看到令人驚畏的幻象，甚至受到暴斃的懲罰。有位皇后提出無理的要求，想要奪走羅馬人最神聖的珍寶——聖保羅的頭骨，羅馬人用無比厭惡的態度加以拒絕。教皇非常肯定地表示，包裹遺體的亞麻布都是聖物，身上的鐵鏈銼下來的鐵屑，無論弄不弄得到手，都具有同樣神奇的力量
[185]

 ，這一切或許都真實不虛。


 九、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家世出身及教會統治的影響(590—604 A.D.)

使徒的神跡和德行像是具有生命的活力，存在於繼承人的胸襟之中。在莫裡斯統治時期，格列高利一直據有聖彼得的寶座，他不僅是第一人而且名聲最為顯赫。
[186]

 格列高利的祖父菲利克斯
[187]

 也是教皇，然而主教受到獨身規定的約束，所以菲利克斯任職前他的妻子應該就已經過世了。格列高利的雙親西爾維亞和戈爾狄安是元老院最尊貴的議員及羅馬教會最虔誠的教徒，格列高利的女性親屬很多是聖徒和貞女。他有一幅與父母合繪的家庭畫像
[188]

 ，贈送給聖安德魯修道院，保存了近300年之久。畫像的構圖和色彩提供真實可靠的證據，意大利人在第6世紀開始培養繪畫藝術，但是那個時代的品味和學識令人不敢恭維。格列高利的作品諸如書信、布道詞和對話錄，在當代的飽學之士中竟然無人能出其右。家世和能力使他升為城市的郡守，棄絕塵世的排場和虛榮使他享有崇高無比的聲譽。他奉獻巨額遺產興建了7座修道院
[189]

 ，其中1座在羅馬
[190]

 ，6座在西西里。

格列高利的願望是今生默默無聞，來世獲得光榮。然而他誠摯奉獻給宗教的事業，卻像狡猾而充滿野心的政治家所選擇走的道路。格列高利的才能伴隨著隱退所獲得的光彩，獲得教會的喜愛和重用，培養出來的絕對服從更是作為僧侶的主要職責。格列高利被授予輔祭的職位，便遷到拜占庭宮廷，擔任羅馬教廷的特使或公使，竟然大膽運用「聖彼得」的名義，擺出我行我素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姿態，就是帝國最顯赫的俗家人物表現出這種舉動，也會被認為是犯罪而帶來莫大的危險。他回到羅馬，名聲更為響亮，奉行短期的修院職責以後，在教士、元老院和人民一致的歡呼聲中，從修道院被推舉到教皇的寶座。看起來只有他本人反對這次的擢升，他向莫裡斯皇帝請願，懇請皇帝拒絕羅馬人民的選擇，更使他在皇帝和公眾的眼裡提升到更高的地位。等到重要的訓令發佈以後，格列高利獲得友好商人的幫助，他被裝在籃子裡運出羅馬的城門，在森林和山區裡很謙卑地躲了幾日。據說靠著上天指引的光芒，才發現他藏身的地點。

偉大的格列高利一世擔任教皇長達13年6個月又10天(公元590年2月8日—604年3月12日)
[191]

 ，他統治時期，是教會史上最開明的時代之一。他的德行甚至於他的缺失，都奇特地混合著純樸和狡詐、傲慢和謙恭、理性和迷信種種相互矛盾的特質，非常符合他的地位和那個時代的特質。他的對手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長，格列高利以反基督教的頭銜對這位全權主教加以譴責。對於這個頭銜，聖彼得的繼承者由於太傲慢而難以予以承認，也由於實力太弱不敢僭越。格列高利的宗教裁判權只限於羅馬主教、意大利總主教和西部使徒這三重身份。格列高利時常登上講道壇，用淺顯而悲傷的言辭，激起聽眾的共鳴和熱忱，猶太先知的預言經過解釋以後加以運用。人民遭遇當前的苦難，感到無比沮喪，他們的注意力被引向對無形世界的希望和恐懼。他用身教和言教所發揮的影響力來決定羅馬禮拜儀式的程序
[192]

 、教區的劃分原則、各種節慶和祭典的日期、遊行隊伍的序列和編組、教士與輔祭的職務和工作，以及聖職人員的服裝規定。直到他生命最後的日子，還在忙著完成彌撒的細部規範，完整的彌撒所要花費的時間長達3個小時之久。格列高利的聖詩
[193]

 保存著劇院的聲樂和器樂，蠻族的粗糙聲音想要模仿羅馬學校的旋律。經驗讓他瞭解到形式莊嚴和講究排場的儀式所能發揮的效用，可以撫慰痛苦、堅定信仰、紓緩兇惡，以及驅散世俗之人盲目的宗教狂熱，至於這有利於教會階級和迷信行為的統治，只能在所不惜。

意大利和鄰近島嶼的主教承認羅馬教皇是他們的都主教，甚至主教職位的核定、合併或轉移，全由他獨斷的權力來決定。他對希臘、西班牙和高盧所屬行省的侵權行為獲得成功，為後世接任教皇的權利要求開創了後果更為嚴重的先例。他為了防止人民對選舉權的濫用，親自出面干預，採取審慎的作為來維持信仰和紀律的純正，身為使徒的牧人隨時督導所屬教區在信仰和紀律方面的表現。在他的統治之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阿里烏斯教派和正統基督教會開始修好和解，征服大不列顛的榮譽大部分歸之於格列高利一世，愷撒的功勞只能佔小部分。隨船運到那個遙遠島嶼上的是40個僧侶而不是6個軍團，他肩負的艱巨任務使他無法親身參加這場危險的宗教戰爭，教皇為此感到非常遺憾。不到2年的時間，他就向亞歷山大裡亞的主教宣稱，已經讓肯特國王和1萬盎格魯-撒克遜人受洗。羅馬的傳教士就像原始教會的傳教士一樣，所使用的武器只有屬靈和超自然的力量。格列高利的輕信或明智使他永遠運用幽靈、奇跡和復活的證據
[194]

 ，來堅定宗教的事實和真理。後代子孫對他的功績極為推崇，不亞於他敬佩與他同時或前代人士的德行。歷代教皇從不吝惜賜予他人進入天國的榮譽，但是格列高利在他那個階級中，卻是最後一位被列入歷書的聖徒。

教皇的世俗權力是在那個時代的苦難中不知不覺產生的，歐亞兩洲被鮮血浸染時，羅馬的主教必須以慈善與和平使者的身份來進行統治。

其一，前面提過，羅馬教會獲得意大利、西西里和更遙遠的行省很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權，一般由副輔祭擔任代理人，對於地區的牧人和農民擁有民事甚至刑事的審判權。聖彼得的繼承人就像地主
[195]

 ，警覺而又慎重地處理他的世襲遺產。格列高利的書信裡充滿各種有益人心的教誨，像是不要從事結果可疑或令人煩惱的訴訟；對於收租使用的度量衡要保持公正；同意任何合理的延誤；減少教會田地上奴隸的人頭稅，他們靠繳交罰金來買得結婚的權利。
[196]

 這些地產的租稅或收益，要由教皇出錢冒險運到台伯河口。在運用這些財富時，他要像教會或貧苦家庭的忠誠管家，盡量考慮各種開源節流的辦法，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他的收入和支付的賬冊非常繁複而且數量龐大，曾經在拉特蘭大教堂保存了300多年，成為基督教財務制度的典範。他依照四大節慶把每季的收入按比例分配給教士、用人奴僕、修道院、教堂、墓地、善堂、羅馬的醫院以及教區其他的用途。在每個月的第一天，他根據不同的季節，發給窮人規定數量的穀物、酒、奶酪、蔬菜、油、魚、肉類、衣物和錢財，經常召喚負責財務和庫管的職員，使用他的名義滿足貧苦家庭和績優人士的額外需要。無依病患、孤兒寡婦、外鄉旅人和朝聖香客偶然遇到的災難，不論任何時候都能得到他的救濟。教皇經常將他簡單的飲食分給夠格與他同桌的子民，然後他才能安心食用。在那個艱苦的歲月裡，羅馬的貴族和貴婦接受教會的恩惠，並不會感到羞愧。有3000名修女從她們的恩主手裡獲得食物和衣服。很多意大利的主教要逃避蠻族，躲進梵蒂岡好客主人的屋簷之下。格列高利完全夠資格被民眾尊稱為「國父」，他始終保持惻隱之心和仁者的風範，只要看到街頭有倒斃的乞兒，他就會難過得幾天無法從事聖職。

其二，羅馬的不幸遭遇迫得神職人員處理平時和戰時的事務，君王的缺席使他代行其職，究竟是出於虔誠還是野心，他自己都感到懷疑。格列高利將皇帝從長期不聞不問的酣睡中喚醒，揭露東羅馬的太守和屬下大臣的罪行和無能，指控為了保衛斯波萊托而抽調羅馬所有老兵的行為。他同時也鼓勵意大利人防守他們的城市和聖壇，以及在危機發生以後親自指派軍事護民官，必要時指揮行省部隊的作戰行動。但教皇的好戰精神受到人道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制約，意大利戰爭期間採用徵收貢金的辦法，他毫不客氣指責是令人厭惡的壓迫行為。有些怯懦的士兵出於虔誠的心理，拋棄軍旅生涯要出家成為僧侶，他違反皇帝的詔書加以保護。要是我們相信格列高利的說法，那就是他可以輕易利用倫巴第人的內部傾軋來造成他們的毀滅，不會留下任何一個國王、公爵和伯爵來拯救這個不幸的民族，而能夠免於敵人的報復行動。他是基督教的主教，更願意執行有利於和平的職務，經過他的斡旋，平息武力的衝突，但是他很擔心，希臘人的權謀和倫巴第人的情緒很難達成神聖的承諾，無法遵守休戰協定的各項要求。他感到簽訂全面而持久的和約已經毫無希望，竟然想在沒有獲得太守和皇帝的同意的情況下，來拯救自己的國家。敵人的刀劍已經對準羅馬，靠著教皇溫和的辯才與及時的禮物，才能移走面臨的危險。格列高利的功績受到拜占庭宮廷的譴責和羞辱，但是獲得心懷感激的人民真誠的敬愛，他得到的是一個公民所能得到的最純真的報酬，和一位君王所能得到的最高的權力。


 第四十六章 科斯羅伊斯逝世後波斯發生革命 其子霍爾木茲是暴君被廢立 巴赫拉姆篡位 科斯羅伊斯二世經過鬥爭後復位 福卡斯的暴政 赫拉克利烏斯被擁立為帝 波斯戰爭 科斯羅伊斯佔有敘利亞、埃及和小亞細亞 波斯人和阿瓦爾人圍攻君士坦丁堡 波斯人遠征 赫拉克利烏斯的勝利和凱(570—642 A.D.)


 一、羅馬與波斯的爭雄以及科斯羅伊斯的征戰和逝世(570—579 A.D.)

羅馬和波斯的衝突從克拉蘇之死延續到赫拉克利烏斯的統治。700年的經驗教訓讓這兩個民族知道，只要越過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這條要命的界線，就不可能維護征服的成果。然而亞歷山大的豐功偉業，激起圖拉真和尤里安的雄心壯志，想要與其一較高下；波斯的國君縱情於野心勃勃的願望，要恢復居魯士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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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和勇氣所產生的額外效果，會吸引後代子孫的注意，但是這些事件對民族的命運並沒有造成實質的改變，只是在歷史的記錄上留下微弱的印象。讀者看到重複的敵對行動，不知因為什麼而發起，執行時也沒有榮譽，而且最後的結局無法產生效果，唯一給人的感覺就是使人厭煩。拜占庭的君主下了很大的功夫培養談判的藝術，這是當年偉大的元老院和愷撒無法想像的事。歷史記載他們派出常駐的使臣，不斷送回冗長的報告，裡面的言辭充滿虛假和雄辯，可以看到蠻族的傲慢和無禮以及納貢的希臘屬國奴顏婢膝的姿態。我對這些貧瘠而多餘的史料感到歎息，只有將這些無趣的記錄用簡單明確的方式加以敘述。但是公正的科斯羅伊斯是亞洲國王中最值得讚譽的楷模人物，他的孫兒科斯羅伊斯二世懷有雄心壯志，準備在東方進行改革，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很快用武力和宗教完成了這件偉大的工作。

希臘人和蠻族發生爭執，引起雙方君王的口角，相互指控對方違反和平條約，這是兩個帝國在查士丁尼逝世前四年所簽訂。波斯和印度的統治者想要吞併也門或阿拉伯·菲利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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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它成為自己的行省(570 A.D.)。這個盛產沒藥和乳香的遙遠國度，過去擺脫了東方征服者的掌控，並沒有全力抗拒。等到亞伯拉哈在麥加的城下大敗而歸以後，他的兒子兄弟之間反目成仇，給波斯人大開方便之門，波斯人追擊阿比西尼亞的外來異族一直越過紅海。當地一位王子出身荷美奈特人這個古老的民族，登上國王的寶座，成為偉大的科斯羅伊斯手下的諸侯或是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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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查士丁尼的侄兒宣佈他的決定，同為基督徒的盟友阿比西尼亞國君受到羞辱，他要採取報復的行動，使人不禁產生聯想，他是以此為合適的借口，廢止每年向波斯提供貢金的義務，這已經很難用賞賜的名義來掩飾了。祆教祭司的宗教迫害行動欺凌佩薩美尼亞的教會，後者在暗中向基督教的保護者祈求幫助，等到以宗教為借口謀殺了地區的省長，叛徒竟然坦承自己是羅馬皇帝的同胞和臣民而且受到大力支持。拜占庭宮廷對科斯羅伊斯的抗議置之不理。查士丁二世屈服於突厥人的要求，建立聯盟關係對付共同的敵人。這樣一來，波斯帝國立刻受到歐洲、埃塞俄比亞和西徐亞聯軍的威脅。東方的統治者已是年屆80歲高齡，大可選擇享受和平的光榮與偉大，但是等到戰爭不可避免，他卻像年輕人一樣迅速親赴戰場；反觀身為侵略者的查士丁卻躲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聽到戰陣的聲音就嚇得發抖。

科斯羅伊斯親自指揮圍攻達拉(572 A.D.)，雖然這個地勢險要的城堡缺乏部隊和給養，但英勇的居民抵擋波斯國王的弓箭手、戰象和攻城器具，長達5個月之久。這時波斯國王的將領阿達曼從巴比倫進軍，橫越沙漠，渡過幼發拉底河，襲擾安條克的郊區，將阿帕美亞化為一片焦土，向君王呈獻敘利亞的戰利品。君王在冬季期間不屈不撓，終於摧毀了東部的防線。帝國東部的損失使行省和宮廷大為驚愕，產生最直接的效果是查士丁皇帝的懊悔和退位。拜占庭的國務會議中呈現蓬勃的生氣，提比略二世的審慎行為為拜占庭贏得3年的停戰協定，及時爭取了一段時間可以用來準備戰爭。謠言傳遍世界，說帝國的騎兵從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這些遙遠的地區、從西徐亞、梅西亞、潘諾尼亞、伊利裡亞和伊索裡亞等行省，獲得了15萬士兵的增援。

然而波斯國王毫無畏懼之心，或許是不信真有其事，決定要抵禦敵人的攻擊，再次渡過幼發拉底河，辭退提比略的使臣，很傲慢地讓他們到愷撒裡亞等待他的到臨，這座城市是卡帕多細亞的首府。兩軍遭遇，梅利泰內會戰爆發，蠻族的箭矢遮天蔽日，拉長戰線使得軍隊的兩翼越過平原形成包圍之勢。這時羅馬的軍隊保持著較大的縱深和堅實的陣式，期望運用長劍和槍矛的力量發揮近戰的優勢。一名西徐亞酋長指揮右翼的騎兵，突然轉過敵軍的側翼，攻擊科斯羅伊斯御駕所在的後衛，突入營地之內搶劫皇家的帳幕，褻瀆永恆的聖火，將亞洲的戰利品裝在成列的駱駝背上，從波斯人的隊伍中打開一條血路，擂著勝鼓回到友軍的戰線內。其餘的羅馬軍浪費了整日的時間，從事小範圍的戰鬥和難分勝負的前哨衝突。等到夜幕低垂，波斯國君想利用羅馬軍隊分離的機會，實施報復，在快速和猛烈的攻擊之下，羅馬有一個營地被完全消滅。科斯羅伊斯考慮到自己的損失，知道面臨危險的處境，下定決心立即撤退，等到行軍隊伍通過以後，縱火燒掉梅利泰內這座空城，也不顧及部隊的安全，自己坐在戰象的背上泅水渡過幼發拉底河。

經過這次沒有結果的戰役之後，可能是缺乏補給或是突厥人的入侵，使他不得不遣散部分軍隊，並且疏散兵力以便更容易取得糧草，留下羅馬人成為戰場的主人。主將查士丁尼進軍救援佩薩美尼亞的叛徒，將他的旗幟豎立在阿拉克西斯河的兩岸。偉大的龐培過去曾向著裡海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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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走了3天就停止前進，現在這個內海有一支敵對的艦隊在進行探勘，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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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萬俘虜從希爾卡尼亞遷徙到塞浦路斯島，查士丁尼在次年春天又揮師進入亞述的肥沃平原，戰爭的火焰接近科斯羅伊斯的行宮。氣憤的國君患病身亡(579 A.D.)，遺言交代他的嗣君不要與羅馬人輕啟戰端。然而這種受辱的短暫經驗，在長期的光榮統治中逐漸被遺忘。難以擊敗的敵人在沉浸於征服的美夢後，再度要求從戰爭的災禍中獲得短期的休息。


 二、霍爾木茲的繼位和暴政以及巴赫拉姆的功勳和篡奪(579—590 A.D.)

科斯羅伊斯·努息萬的帝座由霍爾木茲或稱霍爾米斯達斯接位(579—590 A.D.)，他是最年長最受寵愛的兒子，統治波斯和印度的王國，繼承父親的名聲和典範，各階層都有明智和勇敢的官員在任職，行政管理已建立合適的體系，在時間和政治智慧的調和之下，要給國君和人民帶來幸福。皇家的年輕人獲得更有價值的祝福，一位智者用友誼來負責他的教育，讓門生知道榮譽更勝於利益，利益更勝於嗜好。伯祖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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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主張的觀點，在希臘和印度的哲學家中引起爭論，那就是一個人到了老年，覺得一生之中最悲慘的事，莫過於在德行方面毫無建樹。我們很坦誠地承認，有3年的時間伯祖爾格用這種原則來指導波斯帝國的御前會議。他熱誠工作所獲得的最大報酬，是霍爾木茲的感激和馴良，他認為對導師欠負之多更勝於對自己的父親。等到伯祖爾格的精力因年齡的老邁和過於繁重的工作而變得不濟時，出於審慎起見他就退休離開宮廷，留下年輕的國君任憑自己的熱情和寵臣擺佈。世事的變化使人興起滄海桑田之歎，泰西封出現的狀況就像當年羅馬在馬可·安東尼死後出現的情景，那些諂媚和腐化的嬖倖被父王驅逐，卻受到兒子的寵愛，在他登極後全部召回。科斯羅伊斯的友人接受被罷黜和放逐的命運，暴政因此才得以進行。從霍爾木茲的內心、從國王的皇宮和他的政府，原有的德行已經開始喪失。忠心耿耿的特務成為國王專事打聽的耳目，向他報告社會混亂的各種狀況：行省的總督像凶狠的獅子和老鷹那樣撲向獵物，出現各種巧取豪奪和貪贓枉法的行為，忠誠的臣民痛恨統治者的名字和權威。任何人要是敢提出規勸的諫言就會被處死，怨毒的耳語在城市之間傳播，動亂一發生就被派出的軍隊殘酷鎮壓。君王和人民之間可以發揮調解作用的職權，全部被廢止和取消。

霍爾木茲帶有少不更事的虛榮心理，喜歡每天戴著冠冕大聲宣佈，只有他是王國的法官和主宰。科斯羅伊斯兒子的一言一行，相較於他父親的德行，顯得格外腐化墮落。他用欺騙軍隊的手法來滿足貪婪的動機，拿猜疑善變的行為來削弱省長的權勢。在皇宮、法庭甚至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中，到處受到無辜者鮮血的污染。有1.3萬人遭到痛苦的刑求和處死，使得暴君極為愉悅。為了讓殘酷的行為找到借口，有時他會用委屈的口氣提到，波斯人會因畏懼而產生仇恨，仇恨難免引起叛變。但是他忘記了正是自己的罪孽和愚行，才激起他所譴責的情緒，發生他所憂慮的事件。巴比倫、蘇薩和卡曼尼亞的行省，長期以來受到無窮無盡的壓搾，憤怒的省民高舉叛亂的旗幟；阿拉伯、印度和西徐亞的君王，拒絕向科斯羅伊斯那一無是處的繼承人進貢。羅馬軍隊用拖延時日的圍攻和經常發起的入侵，讓美索不達米亞和亞述的邊界飽嘗戰爭的痛苦。他們之中有位將領自認是西庇阿的門徒，有一幅神奇的基督像激勵士兵的狂熱，他那溫和容貌不應該在戰線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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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個時候，可汗侵入波斯的東部行省，他率領30萬到40萬突厥人渡過阿姆河，孟浪的霍爾木茲接受他們奸詐而有力的幫助，呼拉珊和巴克特裡亞納的城市奉命打開城門。蠻族向著希爾卡尼亞山區進軍，顯示出突厥人和羅馬人的軍隊相互聯繫密切，要聯合起來推翻薩珊王朝的寶座。

在國王手裡淪喪的波斯為一位英雄所拯救，瓦拉尼斯或稱為巴赫拉姆在舉起反叛大旗(590 A.D.)以後，霍爾木茲的兒子誣蔑他是忘恩負義的奴隸，這種別有用心的指責是專制政體的特性，事實上他的家世源於古老的雷伊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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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7個最有權勢的家族之一，過去為國家建立了很大的功勳，獲得的特權使他們晉陞到波斯貴族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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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達拉的圍攻作戰中，英勇的巴赫拉姆表現優異，為科斯羅伊斯所目睹。經過前後兩位國王不斷的拔擢，他成為軍隊的主將、米底的省長和皇宮的總管。人們預言他要成為波斯的救星，主要是根據他過去的勝利和出眾的形象。Giubin這個形容詞表示「棟樑之才」，他的力氣和體形像個巨人，粗野的面孔很奇特地被比喻成花豹。就在舉國動亂不安的時候，霍爾木茲用疑惑的神色來掩飾他的驚怖，臣下在恐懼的面具後面隱藏著背叛，只有巴赫拉姆顯示出大無畏的勇氣和忠誠的態度。但是他立刻發現只有1.2萬名士兵追隨他對抗敵人，於是他很明智地宣佈，如果只有這樣少數的部隊，天國會為他的凱旋保留應有的榮譽。普勒·魯得巴爾或稱希爾卡尼亞斷崖，是一道狹隘的陡坡，成為軍隊唯一可用的通道，能夠貫穿雷伊地區和米底平原。從這個可以俯瞰下方的高地上，一群最勇敢的士兵投射出無數的箭矢和石塊，成千上萬的突厥人毫無還手的能力，他們的皇帝和他的兒子都被箭射傷，逃亡的人員無法得知狀況，也沒有食物的供應，留給受傷害的民族對他們施加報復。波斯的將領摯愛他祖先的城市，激起愛國的情緒。在勝利的時刻，每名農夫都成為士兵，而每名士兵都是英雄，他們英勇的士氣受到亞洲戰利品的鼓舞，奢華的敵軍營地可以看到黃金製造的床榻、寶座和餐桌。

斗米恩升米仇。即使是一位個性不那麼惡毒的國君，都不會輕易原諒他的恩人。有一份捏造的報告，說巴赫拉姆私下裡吞沒了對突厥人勝利最寶貴的戰利品，使得霍爾木茲暗中懷恨在心。羅馬軍隊在阿拉克西斯河這面的進擊，迫使恨意難消的暴君只能對巴赫拉姆笑臉相迎，巴赫拉姆的辛勞獲得的報酬是允許接戰一支新的敵軍，他們的技術和紀律比起烏合之眾的西徐亞人要高明太多。巴赫拉姆為新近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派遣一名使者前往羅馬軍營地下達戰書，要他們指定會戰的日期，問他們是否願意渡河過來，或是開放通道讓波斯國王的大軍過去，這兩種方式可以讓對方選擇。莫裡斯皇帝的部將選擇較安全的做法，當地的情況原本會增大波斯人的勝算，讓羅馬人戰敗以後的損失更大，也更難以逃脫。然而就霍爾木茲內心的考量，他個人仇敵所蒙受的恥辱，要勝過臣民的損失和王國的危險。等到巴赫拉姆剛剛集結和檢閱部隊完畢，他就接到皇家信差送來侮辱性的禮物，是一支梭桿、一個紗輪和一套婦女衣服。他服從國君的意念，穿著這套可恥的衣服出現在士兵面前。大家為他所受的譏諷而群情激昂，全軍發出叛變的叫囂，將領接受他們效忠的誓言和報復的盟約。第二名信差奉命前來押解叛徒，要將他戴上腳鐐手銬帶走，結果被抓住後給大象活活踩死。同時軍中發佈宣言，規勸波斯人爭取自由，反抗可恨可厭的暴君。起義的行動很快風起雲湧，皇家的奴隸成為公眾憤怒的犧牲品，背叛的部隊投奔巴赫拉姆的旗幟，行省再度讚頌他是國家的救星。

所有的關隘都有忠於敵人的部隊守衛，霍爾木茲覺得再要計算敵人的數量只能證明自己有愧於心。在他遭遇不幸的時刻，每日都有人叛變，報復他們所受的冤屈，或遺忘自己應盡的責任。他用驕傲的態度展示出皇家的標誌，但摩代因的城市和皇宮已經脫離暴君的控制。賓杜斯是殘酷行為所產生的受害者，身為薩珊家族的王子被關進黑牢，一位敢做敢為的弟兄將他身上的枷鎖除去。他率領那些可以信任的警衛來到國王的面前，而這些警衛原是負責囚禁他的禁卒，必要時也可能是執行死刑的劊子手。囚犯竟然快速闖入，而且大膽斥責國王。霍爾木茲驚慌不已，但是環顧四周沒有人仗義執言，也得不到幫助，發現他的衛隊都遵從別人的命令，只有忍下一口氣聽從賓杜斯掌握的力量，被從寶座上面拖下來，關進用來處置賓杜斯的黑牢。在第一次動亂發生時，霍爾木茲的長子科斯羅伊斯從城市逃走，賓杜斯用迫切而友善的請求說服他回去，保證讓他接替他父親所留下的寶座。這完全是賓杜斯懷著私心，利用這位毫無從政經驗的年輕人，想借重他的名義進行統治。毫無疑問，那些幫助他的從犯不會放過霍爾木茲，更不想得到國王的赦免，每個波斯人都是暴君的法官和仇敵，所以他設置法庭進行公開的審判，這在東方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事，以後也沒有人加以倣傚。

科斯羅伊斯的兒子被當成罪犯，押進貴族和省長所組成的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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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他冗長述說秩序和服從的優點，革新帶來的危險；人們如果相互鼓勵去踐踏合法和世襲的統治權，必然造成無可避免的混亂。大家帶著適度的注意力在傾聽，他帶著悲慘的聲調，乞求在座人士的仁慈。對於落得下台命運的國王，大家很難沒有憐憫之心。看到他神色可哀、面孔污穢、流著眼淚、戴著刑具、身上有經過鞭打的可恥傷痕，怎麼能夠忘記在沒多久之前，冠冕和紫袍裝飾出神聖的莊嚴？但等他竟敢強辯行為的正確和讚許統治的勝利，大會立刻升起一陣憤怒的不滿之聲；他在解釋身為國王所負的責任時，靜聽的波斯貴族露出藐視的笑容；當他膽敢詆毀科斯羅伊斯的德行，大家燃起氣憤的怒火。誰知他還極為不智地提出意見，要將統治的權杖交給第二個兒子，等於是判處自己的罪行，使深受寵愛的人連帶成為無辜的犧牲品。這個男孩和他母親血肉模糊的屍體，被展示在人民的面前，霍爾木茲的雙眼被燒紅的鐵針刺瞎。父親接受懲處之後，接著是長子的加冕典禮。


 三、科斯羅伊斯二世獲得羅馬人的支持及其復位的進軍(590—603 A.D.)

科斯羅伊斯二世憑著清白無罪登上寶座，經過一番努力，他的孝心終於可以解救遜位國王的苦難，把霍爾木茲從黑牢中放出來，安置在皇宮的套房裡，充分供應感官上的享受使他獲得安慰，忍受他在憤恨和絕望之餘所突然爆發的怒氣。科斯羅伊斯二世可能輕視一位瞎眼而又不得人心的國王的積怨，但是想要保住搖搖欲墜的皇冠，那就要摧毀巴赫拉姆的勢力，或是獲得他的友誼。巴赫拉姆表示堅定的立場，拒絕接受對這次變革的處理方式，他和他的軍隊才是波斯人真正的代表，但是沒有人詢問他們的意見。巴赫拉姆現在自認是上帝的朋友、世人的征服者、暴君的敵人、省長的領袖、波斯軍隊的主將、頭銜上裝飾著11項美德的王子。從他的信函得到的答覆，是要宣佈大赦，以及讓科斯羅伊斯二世成為王國第二號人物。他規勸霍爾木茲的兒子科斯羅伊斯二世，不要重蹈他父親的覆轍，要將解除鎖鏈的賣國賊重新加以監禁，將他篡奪的冠冕存放在神聖的地點，請求和藹的恩主原諒他的過失並且接受一個行省的政權。叛徒可能不會驕傲，國王必定不會謙卑，前者只會意識到自己的強大，後者瞭解自己的弱小，甚至他的答覆都使用最溫和的語氣，仍舊留下談判和修好的空間。科斯羅伊斯率領皇宮的奴隸和都城的民眾進入戰場，他們用恐懼的眼光觀看一支身經百戰的軍隊所高舉的旌旗，戰術高明的將領包圍和奇襲他們。那些罷黜霍爾木茲的省長，要為他們的背叛接受懲處，或者用第二次罪行更嚴重的謀逆，來為第一次的叛國贖罪。科斯羅伊斯二世的生命和自由獲得拯救，但是他被逼得乞求援助，或是在外國的土地上獲得庇護。恨意難消的賓杜斯急著要保住無可指責的頭銜，倉促之中趕回皇宮，用弓弦結束了科斯羅伊斯之子邪惡的一生(59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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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羅伊斯二世趕忙處理撤退的準備工作，他與仍舊留在身旁的朋友商量，到底該躲藏在高加索山區的谷地，還是逃到突厥人的帳幕，抑或是懇求拜占庭皇帝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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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達希爾和君士坦丁的繼承人經歷了長期的競爭，使得他很不情願用懇求者的身份，出現在對手的宮廷之內。但科斯羅伊斯二世衡量了羅馬人的實力，同時也經過審慎的考量，敘利亞地區要逃脫更為容易，獲得援軍可以很快發揮功效。他將妻妾帶在身旁，只帶著30名衛士秘密離開首都，順著幼發拉底河上行，橫穿沙漠，在距離切爾奇西烏姆10英里的地方停下來。大約在夜間第三時辰，羅馬郡守接到他要蒞臨的信息，就在黎明引導皇家的陌生來客進入城堡。波斯國王從那裡被接到位於海拉波裡斯更為舒適的府邸。莫裡斯沒有表露驕傲的姿態，而是展現出仁慈的風度，用親筆信函和特派使臣來歡迎科斯羅伊斯的孫兒，謙虛地表示命運的興衰無常和身為國君的共同利益，誇大巴赫拉姆的忘恩負義，稱他是邪惡教條的代理人，同時提出虛有其表的論點，世界獲得平衡符合羅馬的利益，兩個偉大的太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更能相得益彰。科斯羅伊斯二世獲得保證，立時疑慮盡消，皇帝主張合於正義和忠誠的原則。然而莫裡斯的行事非常謹慎，婉拒他們拜訪君士坦丁堡，認為不僅無用而且會耽誤時間。他為了表示自己是慷慨的恩主，將一頂精美的皇冠送給逃亡的君主，這是珠寶和黃金製作的價值連城的禮物。

一支實力強大的軍隊集結在敘利亞和亞美尼亞的邊界，接受驍勇和忠誠的納爾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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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這位將領是他的國人，也經過他的選用，奉令率領部隊越過底格里斯河，在使科斯羅伊斯二世重登祖先遺留的寶座之前，絕對不會停止使用武力。復國大業雖然成就驚人，事實上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困難。波斯人已經悔恨他們行事太過孟浪，竟然將薩珊王室的繼承權力送給野心勃勃的叛逆臣民。祆教祭司堅持道德勇氣，拒絕承認巴赫拉姆的篡奪合於正統所具有的神聖地位，逼得他僭用皇室的權杖，將國家的法律和傳統置之不顧，於是皇宮很快陷於叛逆的陰謀，城市陷於持續的動亂，行省陷於起義的行動。殘忍處決犯罪和涉嫌的人員，只能刺激而無法鎮壓公眾的不滿。等到科斯羅伊斯的孫子挺身而出，他與羅馬軍隊的旗幟越過底格里斯河，每天都有大群貴族和人民參加他的陣營，進軍途中他不停接受四面八方送來的城市的鑰匙和敵人的頭顱。一旦摩代因當著篡奪者的面獲得自由，即使梅波德斯只率領2000人馬，忠於皇室的居民也會立即服從降順的號召。科斯羅伊斯二世接受皇宮裡神聖和貴重的飾品，以此作為他們值得信任的保證，也是接近成功的徵兆。巴赫拉姆想要阻止皇家軍隊的會師，極力奮鬥還是徒然無用，最後只有在米底地區的扎布河兩岸，進行兩次決定性的會戰。羅馬軍隊加上波斯忠誠的臣民，總兵力約為6萬人，篡奪者的所有軍隊加起來也沒有超過4萬人。兩位將領都以英勇過人和才能卓越而著稱於世，但是勝利最後取決於兵力的優勢和紀律的嚴明。巴赫拉姆的軍隊被擊潰以後，帶著殘餘人員逃向阿姆河的東部行省。突厥人與波斯人有仇，所以才與巴赫拉姆重歸於好。但是沒過多久巴赫拉姆就被毒死，或許是被下毒而得了不治之症，只留下刻骨銘心的悔恨和失望，飽嘗喪失榮譽的苦果。然而現代的波斯人仍在頌揚巴赫拉姆的功勳，在他艱困和短暫的統治期間，還能制定一些優異的法規，可以長遠流傳下去。

科斯羅伊斯二世的復位(591—603 A.D.)用宴會和處死叛逆來大肆慶祝，皇家盛典響起的喜氣洋洋的音樂，受到將死或傷殘的罪犯悲慘的呻吟聲干擾。最近的變革動搖了整個國家的基礎，宣佈大赦或許可以帶來安寧和平靜。然而，在把一切問題歸咎於科斯羅伊斯二世嗜殺的性格之前，我們必須瞭解波斯人是否有這種習氣，畏懼國君的嚴酷而又鄙視他的軟弱。征服者以正義的名義和報復的手段，一視同仁懲處巴赫拉姆的叛亂和省長的謀逆。賓杜斯的功勞也不能洗淨雙手沾染皇家血腥的罪孽。身為霍爾木茲的兒子，他不僅要認定自己的行為清白無辜，還要辯明國王的神聖不可侵犯。在羅馬的國力臻於頂點時期，前幾任愷撒的軍隊和權勢幫助數位王子坐上了波斯的寶座。但是對於他們從外國土地習染的惡行或德行，新近統治的臣民感到深惡痛絕。主權不穩引起民間的批評，東方奴隸任性多變的輕浮性格，對於羅馬人的選擇不論贊同還是反對，同樣表現出熱烈的激情。莫裡斯的兒子和盟友的統治，不僅長久而且運道甚佳，使莫裡斯獲得登峰造極的榮譽。約1000羅馬人組成的隊伍，繼續負責科斯羅伊斯二世的個人護衛，表示他對外鄉人的忠誠給予最大的信任。

等到他權勢成長到羽毛已豐，有能力辭退不孚眾望的支助，但是對再生之父始終保持感激和尊敬，直到莫裡斯過世為止，兩個帝國用誠信來維繫和平與聯盟。然而羅馬君王的友誼是為了圖利，要用價昂而重要的禮物來換取。重建馬爾提羅波裡斯和達拉，使之成為兩座堅城。帕薩美尼亞人自願成為帝國的臣民，東部的疆域擴展到前所未有的狀況，遠達阿拉克西斯河兩岸和裡海鄰近地區。沉迷於虔誠的希望中，教會和國家一樣都可能在這場變革中獲得勝利，但是如果科斯羅伊斯二世曾誠摯聆聽了基督教主教的意見，那麼這種不利的印象很快就被祆教祭司熱烈的情緒和雄辯的口才所抹去。他身為一位被驅逐的國君，為了讓他的信仰和職權適應當時的情況，而表現出對哲學的漠不關心，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波斯國王之所以出現想像中的宗教改變，那是他基於迷信的考量，在當地對塞爾吉烏斯表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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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安條克的聖徒似乎在夢中聽到他的祈禱。

科斯羅伊斯二世向神龕奉獻大量的金銀，他將他的軍隊能夠獲得成功以及最受他寵愛的妻子西拉懷孕(她是虔誠的基督徒)都歸功於肉眼看不見的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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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拉或稱斯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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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借她的美麗、機智和音樂上的才華，而在東方的歷史或傳奇中享富盛名，她的名字用波斯語表示的意義是「甜美和文雅」，稱號「帕維茲」(Parviz)是指她的皇家愛人所具有的魅力。然而西拉從未享受她所誘發的激情，艷福無窮的科斯羅伊斯二世一直為嫉妒和猜疑所苦，他獲得她的身體，而她的芳心卻另有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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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阿瓦爾人的虎視眈眈及巴伊安台吉的權術和謀略(570—600 A.D.)

當羅馬人姓氏所代表的威嚴在東方恢復時，展望歐洲的未來，卻很難讓人感到歡樂和光榮。倫巴第人的離去和格庇德人的滅絕，破壞了多瑙河地區的權力平衡，阿瓦爾人擴展永久的主權，從阿爾卑斯山的山麓直抵黑海的海岸，巴伊安的統治是王國最光輝的時期。他們的台吉據有阿提拉樸素的宮殿，似乎沿用他的作風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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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樣的情景在較小的範圍之內重複出現，這種倣傚並沒有多大的代表性，原有的偉大和新奇已經喪失無遺。高傲的蠻族使自負的查士丁二世、提比略二世和莫裡斯變得更為謙虛，蠻族很容易造成戰爭的損害，本身相對而言卻不會嘗到戰爭的苦果。如同亞洲經常受到波斯人的威脅一樣，歐洲為阿瓦爾人危險的入侵和高價的友誼而苦不堪言。當羅馬使者要前去晉見台吉，接到指示停留在帳篷的門口，有時會等上10到12天之久，才像是給他們面子那樣獲得接見的許可。要是傳達的信息(無論是內容還是稱呼)讓台吉認為受到冒犯，很快會或真或假地發起脾氣，侮辱使者或是君主的尊嚴。他們所帶的行李受到搶劫，只有承諾下次會帶來更豐富的禮物和更尊敬的書信，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然而台吉的使臣在君士坦丁堡可以橫行霸道胡作非為，一直糾纏不休地吵鬧，要求增加貢金和物品，遣返俘虜和逃兵。帝國的尊嚴被怯懦的順從弄得無地自容，有時為了逃避無禮的需求，只有用欺騙和畏懼的借口。台吉從未見過大象，但是在一幅畫上看到這種讓人感到驚異的動物，即使這幅畫完全是出於想像，也使他產生強烈的好奇心。在他的要求之下，皇家馬廄最大的一頭象裝飾著豪華的挽具和配件，伴隨人數眾多的行列，前往匈牙利平原國王居住的村莊。他帶著驚奇、厭惡和害怕的神色打量這頭巨大的野獸，嘲笑羅馬人不辭辛勞的虛榮心理，為了獲得這種無用的罕見珍物，竟會到陸地和海洋的盡頭去探險。他想要在一張金床上休息，希望能由皇帝花錢去辦理，君士坦丁堡的財富和工匠的技術，可以很快滿足任性的要求，但是等到這項工作完成以後，他又帶著藐視的態度加以拒絕，認為這種禮物有辱一位偉大國王的威嚴。像這些偶然發作的衝動都是出於傲慢的心理，但是台吉對財物的貪婪倒是很穩定而且溫和，能夠定期獲得數量相當豐碩的絲質衣物、傢俱擺設和金銀器皿，這是初次把藝術和奢侈引進西徐亞人的帳幕。印度運來的胡椒和肉桂使他們的食慾受到刺激。
[215]

 年度津貼或貢金從8萬金幣增加到12萬，每次敵對行動造成支付的中斷以後，償還積欠的款項和驚人的利息，成為簽訂新的和平協定最重要的條件。

在蠻族的語言之中沒有「欺詐」這類的詞句，阿瓦爾人的君王假裝抱怨希臘人毫無誠信可言
[216]

 ，然而他在精進自己的騙術和背叛這方面，比起文明進步的民族並不遜色。西米烏姆是伊利裡亞行省最古老的城堡，也是整個地區的屏障，台吉自認是倫巴第人的繼承者，公開宣稱對於這座重要城市擁有主權。
[217]

 阿瓦爾人的馬群滿佈在下匈牙利平原，用黑西尼亞森林的木材建造的巨大船隻編成一支艦隊，可以從多瑙河順流而下，或是航行到薩沃河載運架橋的材料。辛吉杜努姆有強大的守備部隊，控制了兩條大河的匯流口，可以截斷蠻族的通道，阻礙台吉達成他的企圖。台吉用莊嚴的誓詞祛除他們的憂慮，說他對帝國沒有採取敵對行動的意圖。他拔出長劍向戰神起誓，絕不會像羅馬的敵人那樣在薩沃河上構建一座橋樑。膽識過人的巴伊安繼續說道：「如果我違背誓言，讓我自己和整個民族都死於刀劍之下，讓天國的神明降火在我們的頭上!讓森林和山嶺崩裂將我們埋葬在其中!讓薩沃河抗拒自然的原則產生逆流的洪水，將我們捲入憤怒的狂濤!」在發出野蠻的詛咒以後，他很平靜地詢問，對基督徒而言哪種誓言最神聖而古老，哪種偽證罪會招致最危險的報復。辛吉杜努姆主教拿出福音書，台吉很虔誠而恭敬地接受，他說道：「我對著這本聖書裡上帝的話發誓，我既不會說謊也沒有背叛的念頭。」等發完誓站起來，他馬上加速完成橋樑的架設，然後派遣一名使者去通知對方，說他無須再隱瞞自己的意圖。不守信義的巴伊安說道：「通知皇帝讓他知道西米烏姆被圍得水洩不通，勸他識時務趕緊撤走市民和他們的財物，這座城市得不到援救也無法防守，只能放棄。」西米烏姆在失去救援的希望以後，還是繼續抵抗了長達3年之久，城牆仍能保持完整未被攻破，但是饑饉的災難無法抗拒，蠻族同意仁慈的投降協定，讓深受飢餓之苦的市民不帶一物離開。

距離西米烏姆50英里外的辛吉杜努姆，經歷了更為殘酷的命運，建築物都被推平，被征服的人民受到奴役或放逐的懲處。然而西米烏姆的遺址已無法尋覓，辛吉杜努姆據有優越的位置，很快吸引斯拉夫人前來建立殖民地，薩沃河與多瑙河的匯流口仍舊為貝爾格萊德的防禦工事所捍衛，這個地點又稱「白城」，基督徒和土耳其人雙方的大軍不斷在此進行頑強的抗爭。
[218]

 從貝爾格萊德到君士坦丁堡的距離是600英里，這條路線的特徵是不斷蔓延的戰火和血流遍地的屠殺，阿瓦爾人的鐵騎能交替在黑海和亞得裡亞海洗浴。羅馬教皇接獲更為野蠻的敵人即將趨近的警告
[219]

 ，只能私下盼望倫巴第人成為意大利的保護者。有一名失望的俘虜因為國家不願將他贖回，就將製造和運用投射器具的秘密洩露給阿瓦爾人
[220]

 ，但是在首次的攻擊中，他們造出的器械非常粗陋，操作也很笨拙，戴克裡先諾波裡斯、貝羅亞、菲利普波裡斯和哈德良堡的抵抗，很快耗盡了圍攻者的技巧和耐性。巴伊安採用韃靼人的作戰方式，然而內心可以反映出仁慈和慷慨的情緒，他赦免安基阿盧斯不致遭到毀滅，因為這裡的溫泉使他最受寵愛的妃子恢復了健康；羅馬人也承認這個仇敵的寬宏大量，他讓飢餓的軍隊獲得糧食然後再予遣散。他的帝國的領土涵蓋匈牙利、波蘭和普魯士，從多瑙河口延伸到奧得河
[221]

 ，征服者的猜疑政策將新的臣民分散開來，驅趕到不同的地區去墾殖。
[222]

 日耳曼的東部在汪達爾人遷徙以後形成一片空白，運送斯拉夫人移民前去補充，同樣的部族也出現在亞得裡亞海和波羅的海的周邊。由巴伊安自己命名，像是尼斯和利薩這些伊利裡亞的城市，再度出現在西裡西亞的腹地。台吉在部署和運用他的軍隊和行省時，讓他的諸侯在第一線先行攻擊，他並不顧慮這些人的性命。等到敵人遭遇英勇的阿瓦爾人，他們的刀劍都已殺得卷口。


 五、阿瓦爾戰爭與軍隊的叛亂以及莫裡斯的被弒(595—602 A.D.)

波斯人的盟友重整東部的軍隊用來防禦歐洲，莫裡斯忍受台吉的粗野無禮已有10年，如今他宣佈要御駕親征對抗蠻族(595—602 A.D.)。已有兩個世紀的時間，狄奧多西的繼承人沒有在戰場現身，怠惰的生命全部浪費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中。希臘人根本不清楚，「皇帝」這個稱呼最早是指共和國的軍隊主將。莫裡斯好武的熱情遭到眾人的反對，包括元老院表情嚴肅的奉承之詞、教長生性怯懦的迷信行為，以及君士坦提娜皇后忍不住留下的眼淚，大家一致勸他將辛勞而危險的西徐亞戰役，委交給位階較低的將領去執行。皇帝對於規勸和懇求充耳不聞，英勇前進
[223]

 到達離開首都7英里的地方。神聖的十字架標誌展示在隊列的前面，莫裡斯用充滿自負的神情，校閱武器鮮明人數眾多的百戰雄師，這些部隊曾渡過底格里斯河完成征戰的任務。在水陸兼進的行程中，安奇拉斯成為最後的目標。他在夜間的祈禱期望能夠得到上帝奇跡的答覆，但沒有任何成效，接著寵愛的馬匹突然死亡、遇到一頭野豬、受到大雷雨的襲擾，以及畸形嬰兒的出生，這些都使他的內心感到迷惑和不安。然而他卻忘卻最好的預兆，就是拔出佩劍來保護自己的國家。
[224]

 皇帝借口要接見波斯使臣，又轉回君士坦丁堡，明顯改變了喜愛戰爭的念頭，他的規避戰陣和選用將領令公眾大感失望。

莫裡斯的兄弟彼得同樣可恥之極，竟然逃離敵對的蠻族，拋下領導的士兵和羅馬城市的居民。皇帝以晉陞職位的借口將他召回，使他免於臨陣脫逃的罪責，這是只顧手足之情的盲目偏袒行為。要是我們記得類似的名字和情況，這個要放棄的城市就是聲威遠震的阿茲穆提烏姆
[225]

 ，曾經單獨擊退阿提拉雷霆萬鈞的進犯。此地英勇好戰的年輕人成為後世的榜樣，已經延續了幾代的時光，他們從查士丁一世或二世獲得光榮的特權，他們的勇氣只為保衛自己的家園而保留。莫裡斯的弟兄打算不理會這種特權，要把一支愛國的隊伍與他營地裡的傭兵混雜在一起。他們退到教堂裡，他對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點毫無敬畏之心。民眾看到這種情況就揭竿而起，關上城門把人員佈置在防壁上，他們發現彼得的怯懦竟然不亞於他的傲慢和偏袒。科門提奧盧斯缺乏個人勇氣，顯得極為卑劣和庸俗，在軍事方面的名聲是諷刺和喜劇的目標，與嚴肅的歷史倒是沒有多少關係。他舉行盛大的軍事會議、擬定很奇特的部隊運動方式、下達不為人知的命令，所有的做法都是為他的逃走或拖延找辯護的借口。要是他朝著敵人進軍，對面海姆斯山令人心曠神怡的山谷，竟成為無法克服的阻礙；但是在他撤退時抱著膽小而畏懼的好奇心理，盡量要探索最困難和無人使用的路徑，甚至連當地最年長的人士都已經記不清楚。他唯一發生的流血事件，不知是真的生病還是裝出患者的樣子，是讓外科醫生用放血針給他治療；他身體的健康狀況變化非常靈敏，只要蠻族接近就發生病痛，經過冬營期間安全的休息就自然痊癒。

一位君主擢升和支持這樣無能的幸臣，即使他的同僚普裡斯庫斯靠著運氣獲得功勞，君主也談不上有什麼光榮可言。普裡斯庫斯在連續五次會戰中，似乎憑著高明的戰術和堅定的決心，俘虜17200蠻族，將近6萬人被殺，其中包括台吉的4個兒子。趁著格庇德人在阿瓦爾人的保護下安然入睡時，將領對這個平靜無事的地區發起奇襲，使他能夠在多瑙河與蒂薩河河的兩岸，建立羅馬帝國最後的勝利紀念碑。自從圖拉真過世以後，帝國的軍隊在古老的達契亞還沒有突入如此深遠過。然而普裡斯庫斯的成功只是曇花一現，因為顧慮巴伊安會憑著大無畏的精神和新徵召的部隊，開到君士坦丁堡城下為作戰的失敗進行報復，他很快就被召回。
[226]



愷撒和圖拉真的時代對戰爭原理的熟悉，比不上查士丁尼和莫裡斯的時代。
[227]

 托斯卡納或本都的鋼鐵經過拜占庭工匠的技術，所製造的兵器硬度很高而且極為鋒利；為數眾多的倉庫儲存種類繁雜的攻擊和防禦武器；對於船舶、器械和工事的構建和運用，蠻族讚譽這個民族具有極為出眾的創造能力，即使蠻族經常在戰場獲得壓倒性勝利。有關陣式、操練、運動和戰略這些古老的兵法，希臘人和羅馬人都著書立說加以研究，但是行省的隔絕和衰落無法為君士坦丁堡的這樣一群人提供支持，他們不能手執武器在城牆上防守，不能駕駛船隻在海上作戰，不能在戰場把兵法化為勇敢而具體的行動。貝利薩留和納爾塞斯的將才是無師自通，死後也沒有傳人。無論是榮譽感、愛國心還是宗教的迷信，都不可能激起奴隸和外鄉人毫無生氣的肉體，來繼承軍團的光榮傳統。皇帝只有在軍營中才能施展專制的指揮，然而他的權威也只有在軍營裡受到抗拒和侮辱。他用金錢來安撫或刺激無法無天的軍人，但是部隊的惡行是與生俱來的習性，獲得勝利倒是偶然的成就，軍隊的維持要消耗國家的財富，無法保國衛民是最大的浪費。經過長期的縱容和遷就產生有害的影響後，莫裡斯決心要剷除暮氣已深的積習，但是草率的行動不僅送掉自己的性命，帝國病入膏肓的情況也更為惡化。

我們應該停止對改革者牟取私利的懷疑，他為了糾正錯誤發出的呼籲應該獲得認同和尊敬。莫裡斯的部隊傾聽勝利領導者的聲音，不屑於政客和詭辯家的勸說，當接到詔書要從他們獲得的報酬中扣錢，用來支付他們的兵器和衣物時，他們大聲咒罵君主的貪婪，無法感受到他們所遭遇的艱辛和危險，因為皇帝本人已經臨陣逃脫。亞洲和歐洲的軍營裡浪潮洶湧，持續發起狂暴的叛變。駐防埃德薩的士兵氣憤填膺，用斥責的言辭、威脅的行動和帶血的傷口，追趕著渾身顫抖的將領。他們推倒皇帝的雕像，對著基督顯現奇跡的畫像丟擲石塊，不是拒絕接受民法和軍法的約束，就是創設「自願隸屬」的危險模式。君王遠離暴亂的現場，有時還受到欺騙和隱瞞，以至於無法在危機發生時很快加以安撫或是阻止。他害怕發生一場全面的叛變，對於任何勇敢的行動或忠誠的表示，都很樂意接受，將這當作是引起眾怒的贖罪行動。原來宣佈的改革要盡快放棄，不僅不能處罰或限制部隊，反而要用感激的聲音宣佈赦免和獎勵，使他們驚喜，但士兵接受拖延且勉強的禮物，毫無感激之意，等到發現皇帝的軟弱和自己的實力以後，對於偏執的精神感到意氣風發，就會激起相互的仇恨，不會再有寬恕的信念與和好的希望。

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採用一般人的懷疑看法，認為莫裡斯要在暗中摧毀他所苦心重建的軍隊，科門提奧盧斯的不當處置和受到重用可以證明這種惡毒的陰謀。在任何時代都可以譴責莫裡斯的凶狠或貪婪
[228]

 ，只為了不願支付微不足道的6000金幣贖金，就任憑台吉屠殺手上的1.2萬名俘虜。他還要火上澆油引起大家的憤怒，下達給多瑙河駐軍的一紙命令上宣告，他們必須節約使用行省的軍需物質，將冬營建立在阿瓦爾人充滿敵意的地區。他們感到受夠了委屈，公開宣佈莫裡斯失去統治的資格，對於那些皇帝忠誠的擁護者不是驅逐就是殺戮。福卡斯不過是一名百夫長，部隊在他的指揮之下迅速回師，向著君士坦丁堡地區進軍(公元602年10月)。經過很長時期的皇位合法傳承以後，公元3世紀軍人篡位的混亂狀況又再度出現，然而這種謀逆的情勢與過去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叛徒因他們的倉促起事而感到害怕。他們遲遲不願將紫袍授予深受愛戴的人物，同時拒絕與莫里斯本人進行談判，但是與他的兒子狄奧多西以及他的岳父日耳曼努斯保持友善的聯繫。福卡斯過去的一切可以說是默默無聞，皇帝對於這名敵手的姓名和性格毫無印象，但是很快知道百夫長髮起勇敢的叛變，面對危險卻怯懦不前。意志消沉的國君大聲說道：「唉呀!如果他是一個懦夫，那倒是會成為殺人不眨眼的兇手。」

然而只要君士坦丁堡表現得堅定和忠誠，這個兇手就只能對著城牆發洩怒氣，行事謹慎的皇帝等叛軍的實力耗損以後，就可以獲得和解的機會。他前往賽車場觀看比賽，一再擺出異乎尋常的壯大排場。莫裡斯用充滿自信的笑容掩飾內心的焦慮，非常客氣地請求黨派向他喝彩和歡呼，為了滿足他們那種狂妄的心理，從他們選出的護民官手裡接受一份名單，上面有900個藍黨和1500個綠黨的名字。他用尊敬的口吻說，這些人是帝座最堅實的基石。這種虛有其表或軟弱無力的支持，只能顯出他已落於窮途末路的處境，這加速了他的垮台和滅亡。綠黨是叛軍在暗中的同謀，藍黨大聲呼籲羅馬弟兄的鬩牆之爭要得到寬恕和節制。莫裡斯嚴苛和吝嗇的性格早已使臣民離心離德，當他赤足在宗教的遊行隊伍中行走時，遭到人民用石塊無禮地攻擊，逼得侍衛用權標來保護他不受傷害。一名狂熱的僧侶帶著出鞘的長劍跑過街上，用上帝的天譴和降災來對他大聲指責；還有一個賤民裝扮成他的面貌和衣飾，騎著一頭驢子，後面跟隨著一群咒罵的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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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懷疑深得民心的日耳曼努斯，會跟士兵和市民合在一起對他不利，他感到畏懼就加以威脅，但是拖延斷然處置的打擊手段。大公逃到教堂的聖所去避難，民眾揭竿而起保護自己的安全，守備部隊放棄守城的任務，夜間的暴民在喪失法紀的城市到處縱火大肆劫掠。命運乖戾的莫裡斯帶著妻室和9名子女，乘坐一艘小帆船逃到亞細亞海岸，暴風迫得他們在卡爾西頓附近的聖奧托諾穆斯教堂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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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他派遣長子狄奧多西前往懇求波斯國君，請他基於感激和友情施予援手。他自己拒絕逃走，肉體因坐骨神經而疼痛難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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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受到迷信的影響而衰弱不堪，他只有忍耐等待這場革命的結局，同時對全能的上帝提出公開而誠摯的祈禱，願意為他的罪孽在今世而不是來生受到懲罰。

莫裡斯退位以後，兩個黨派為了推舉皇帝發生爭執，但是藍黨的選擇因為對方的猜忌而受到拒絕。日耳曼努斯在群眾催促之下，趕到離城7英里外的赫布多蒙皇宮，急著向百夫長福卡斯的最高權威致敬。福卡斯很謙遜地表示要將紫袍授予位高功大的日耳曼努斯，然而日耳曼努斯本人最後的決定是婉拒，非常堅持而且態度很誠懇。元老院和教士都服從他的召喚，教長很快證明他的正教信仰，在施洗者聖約翰教堂為成功的篡賊舉行奉獻儀式。到了第3天，福卡斯在舉止輕率的群眾歡呼聲中，坐著4匹白馬拖曳的車輛公開進入城市。叛亂的部隊獲得大批賞賜作為報酬，新統治者在巡視皇宮以後，坐在競技場的寶座上觀看比賽的節目。兩個黨派要爭奪優先的位置，他那偏袒的態度完全向著綠黨，對方發出惡意的迴響：「別忘記莫裡斯還在，我們走著瞧!」藍黨這種極不謹慎的叫囂對殘酷的暴君產生了刺激和警告。負有執行處死任務的人員被派到卡爾西頓，將皇帝從聖所拖出來。當著悲痛萬分的父母面，莫裡斯的5個兒子逐一被殺死。每一刀都像是砍在他的心上，他不斷發出語句短促急不成聲的祈禱：「啊!正直的神，你的判決使公義得以伸張。」在最後的時刻，他還要堅定地依附真理和正義，向士兵洩露奶媽虔誠的調包事件，她用自己的兒子來替換皇家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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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處死皇帝來結束這個血腥的場面，他的統治有20年，時為63歲(公元602年11月27日)。父親和5個兒子的屍體被投入大海，頭顱送到君士坦丁堡示眾，受到大家的侮辱或憐憫，還沒有等到出現腐爛的跡象，福卡斯默許為這些地位崇高的遺骸私下舉行喪禮。莫裡斯的錯誤和過失隨之埋葬在墳墓之中，他的下場讓人難以忘懷。過了20年後，狄奧菲拉克特詳盡記述了這段歷史，慘痛的故事使聽眾情不自禁流下眼淚。


 六、福卡斯的暴虐和毀滅以及赫拉克利烏斯的舉兵和稱帝(602—642 A.D.)

福卡斯的登極非常平靜，獲得東部和西部行省的承認，在他的統治之下(公元602年11月23日—610年10月4日)，民眾只能在暗中流淚，同情就是犯罪的行為。皇帝和他的妻子利奧提婭的畫像，受到羅馬元老院和教士的敬仰，特別陳列在拉特蘭大教堂，後來存放在愷撒的皇宮，掛在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的畫像之間。作為一個臣民和基督徒，格列高利的責任是要默認已經建立的政府，但是他祝賀兇手的好運時竟然發出興高采烈的歡呼，這種難以洗刷的羞辱玷污了聖徒的人格。使徒的繼承人對於這種血腥的罪行，應該用相當堅定的態度施以諄諄的教誨，兇手要誠心地悔過贖罪。然而他同意為人民得到解救和壓迫者的垮台而大肆慶祝，福卡斯的虔誠和仁慈榮獲上天的恩典，能夠擢升到皇家的寶座使他極為歡愉，祈求福卡斯用鐵腕對付所有的敵人，並表達出一個願望，或可能是預言，在經過長久而常勝的統治後，福卡斯的王國會從塵世升入天國。我已經照格列高利的意見追溯了革命的發展過程，無論是天國還是世間都是如此愉悅。

福卡斯在運用權力時比追求權力時更讓人可恨。一位立場公正的歷史學家用筆詳盡地描繪出這個怪物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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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身材矮小而且畸形，濃黑的眉毛連成一線，有紅色的頭髮和光潔無須的下頜，一個可畏的疤痕使面頰破相而且顯得醜陋不堪，他大字不識也不懂法律和軍事。他身居高位濫用帝王的特權，不僅性好女色而且濫飲無度，獸性的歡樂傷害臣民的榮譽也侮辱自己的尊嚴。他無法履行君王的職務，放棄身為軍人的責任，福卡斯的統治使歐洲飽嘗喪權辱國條約的痛苦，亞洲陷於水深火熱的戰爭中，成為一片荒漠。他的情緒一激動就會發作蠻橫的脾氣，要是感到畏懼就更形冷酷，要是受到抗拒或譴責必定暴跳如雷。狄奧多西逃到波斯宮廷的途中被快速的追兵趕上，或許是受到假消息的欺騙，結果就在尼斯附近被斬首身亡。宗教的撫慰和自認清白無辜，使年輕的王子在臨死前感到問心無愧。然而他的幽靈在篡奪者休息時作祟，東部流傳耳語說莫裡斯的兒子仍舊活著。

人們總是期待有人為他們報仇，過世皇帝的孀婦和女兒願意將世間最卑賤的人當成她們的兒子和兄弟。在這次皇室家庭的大屠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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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卡斯出於憐憫或是審慎，特別赦免了這幾位不幸的婦女，她們經過適當的安排，被監禁在一座私家住宅。君士坦提娜皇后保持勇氣，仍舊思念著她的父親、丈夫和兒子，渴望獲得自由並為他們復仇。她在深夜逃到聖索菲亞大教堂的聖所，但是她的眼淚和聯盟的日耳曼努斯所提供的黃金，不夠發動叛亂的行動。在她一生當中無法報仇，也得不到正義，但是教長立下誓言可以保證她的安全，一所修道院被作為關她的監獄，莫裡斯的孀婦接受並且利用兇手所賜予的仁慈。她還是要伺機而動，福卡斯發現或是懷疑有第二次的陰謀事件，就取消了他所給予的諾言，並且激起更大的怒火。這位能在人類中博得尊敬和同情的貴婦人，這位皇帝的女兒、妻子和母親，竟像最下賤的罪犯一樣受到嚴刑逼供，要她招出圖謀不軌和涉案的人員。君士坦提娜皇后和3個無辜的女兒在卡爾西頓被斬首，就是她的丈夫和5個兒子赴死流血的同一地點。

像這樣的案例發生以後，地位較低的犧牲者的姓名和苦難真是不勝枚舉，定罪很少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所受的懲罰是精心改進的酷刑帶來的痛苦：眼睛被刺瞎，舌頭被連根割除，四肢被砍斷，有些人死於鞭刑，也有人被火活活燒死，還有一些人被箭射成刺蝟。想要速死成為大發慈悲之舉，倒是不容易獲得這種恩惠。橢圓形競技場是羅馬人的娛樂聖地，人們在這裡獲得各種自由的特權，現在被滿地的頭顱、四肢和撕裂的屍體玷污。就是福卡斯的同夥也深有同感，即使被他所重用或是盡心服務，也無法保證可以在暴君的手中倖免。看來帝國早期的卡利古拉和圖密善，可以把他當成相與匹敵的對手。

福卡斯只有一個女兒，她被許配給大公克裡斯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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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和新郎的皇家雕像很不謹慎地被放在賽車場上，位於皇帝的旁邊。身為父親當然期望後代能夠繼承罪孽的成果，但是過早爭取民望的意圖便會觸怒國君。綠黨的護民官把罪過全部推到雕刻師身上，他們被判定有罪要立即處死。他們的性命因全民的懇求而獲得饒恕，但是克裡斯普斯非常懷疑，像他這樣身不由己地被當成是皇位的競爭者，猜忌的篡奪者是否會原諒或遺忘。綠黨試圖離間克裡斯普斯與福卡斯的關係，因而被疏遠，但主要是他的忘恩負義和綠黨喪失特權所致。帝國每個行省的叛亂時機都已成熟。赫拉克利烏斯是阿非利加的太守，兩年以來一直不願聽命於百夫長，也拒絕繳納貢金，認為兇手的身份是對君士坦丁堡的帝座的侮辱。

克裡斯普斯和元老院都派出密使，懇求獨立的太守拯救並且統治這個國家，但是他的年齡不允許他再有旺盛的野心，於是把這個危險的任務交付給他的兒子赫拉克利烏斯，以及他的朋友和部將格列高利的兒子尼西塔斯。兩個冒險進取的年輕人整備阿非利加的武裝力量，決定由其中一人指揮艦隊從迦太基航向君士坦丁堡，另外一人率領軍隊從陸地經過埃及和亞細亞，辛勞和成功的報酬就是皇家紫袍加身。他們已經動手的不確定謠言傳到福卡斯的耳中，但他認為年輕的赫拉克利烏斯還有母親和妻子，把她們當成可以確保安全的可靠的人質。然而奸詐成性的克裡斯普斯，為了減輕遠距離航行所冒的危險，對於所承諾的防備工作不是疏忽就是拖延。暴君還在怠惰的安眠之中，阿非利加的艦隊已經在赫勒斯滂海峽下錨。逃亡和流放的人員在阿比杜斯參加叛亂者的陣營，他們渴望報仇雪恨。赫拉克利烏斯所有的船隻，在高聳的桅桿上面裝飾著宗教的神聖標誌，順著勝利的水道通過普洛蓬提斯海。

福卡斯從皇宮的窗內看到接近的敵人，明瞭他已面臨無法逃避的命運。綠黨受到禮物和承諾的引誘，對登陸的阿非利加人施以薄弱而無效的抵抗；人民甚至衛隊做出決定，要隨著克裡斯普斯發動及時的起義。一個仇人勇敢闖進寂靜的皇宮將暴君抓住，剝去他的冠冕和紫袍，換上賤民的衣服，戴起腳鐐手銬，用一條小舟將他運到赫拉克利烏斯的皇家戰船。赫拉克利烏斯譴責他那令人厭惡的統治真是罪孽深重，萬念俱灰的福卡斯留下最後的話：「那你的統治又能有多好？」在歷經各種侮辱和酷刑的痛苦之後，他的頭被砍下來，血肉模糊的屍身被丟到火裡(公元610年10月4日)。篡奪者愛慕虛榮的雕像和綠黨反叛的旗幟，全都受到同樣的待遇。

教士、元老院和人民異口同聲地盛讚赫拉克利烏斯的純潔無私，一生毫無罪惡和羞辱的行為，應該登極稱帝。經過一番謙讓和猶豫，他終於順從大家的請求(公元610年10月5日—642年2月11日)，在他的妻子優多克西婭陪伴之下，共同舉行加冕典禮，他們的後裔統治東部帝國延續四代之久。赫拉克利烏斯的航行順利又快速，在鬥爭獲得決定性的結果之前，尼西塔斯還沒有完成冗長而艱辛的行軍，但是他對朋友能夠身登大寶，毫無怨言表示心悅誠服。尼西塔斯的善意值得嘉許，感激的回報是為他豎立騎馬的銅像，將皇帝的女兒嫁給他為妻。克裡斯普斯的忠誠很難讓人信任，新近建立的功勞獲得的酬庸是指揮卡帕多細亞的軍隊。他的傲慢態度激怒新接位的國君，這也可能是不守信用的借口。福卡斯的女婿在元老院接受譴責，得到的處分是在修道院過僧侶生活。赫拉克利烏斯認為這個判決很公正，根據他那極有份量的說法，一個人要是背叛他的父親，怎麼會對朋友忠誠。


 七、科斯羅伊斯奪取埃及和東部各行省國勢已臻頂點(603—616 A.D.)

福卡斯的罪行即使在他死後還是給國家帶來痛苦，因為他給恨意難消的仇敵提供了最虔誠的理由，引起長期的戰爭。拜占庭和波斯的宮廷保持友善和平等的關係，當然要將他登極稱帝的大事通知對方，派遣的使臣利利烏斯曾經把莫裡斯和他兒子的頭顱呈獻到福卡斯面前，更有資格來描述這個悲劇場面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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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虛構的故事還是文飾的辯術，科斯羅伊斯二世把滿腔怒火從兇手轉移到使臣的頭上，以使臣的身份不明為借口先將其關起來。科斯羅伊斯二世拒絕承認篡奪者的權利，公開宣佈要為父執和恩人雪恥復仇。波斯國王表現出悲傷和憤恨的感情，可以獲得仁慈和榮譽的名聲，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爭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祭司和省長帶有民族和宗教的成見，使他變成最大的贏家。過去他們藉著言論的自由和奉承的語氣，竟敢批評他對希臘人過分的感激和友善，即使已經締結和平條約或聯盟協定，這樣的行為都會給國家帶來危險。希臘人的信仰缺乏真理和公正，因為他們犯下了滔天大罪，非常邪惡地謀殺了自己的國君，所有的作為已經沒有德行可言。一個野心勃勃的百夫長現在所犯下的罪行，會給受他壓迫的國家帶來懲罰，那就是戰爭的災難和痛苦，但是過了20年後，同樣的禍患加倍報復在波斯人頭上。
[237]



羅馬將領納爾塞斯協助科斯羅伊斯復位，仍舊坐鎮東部，他的威名遠震，常被亞述地區的母親用來嚇唬兒童。要說當地的臣民鼓勵他們的君主和朋友，解救和據有亞洲的行省，當然是有可能。更可能是科斯羅伊斯二世為了激勵部隊的士氣特別提出保證，他們所畏懼的納爾塞斯不會動手，而且即使他要用兵，也只會對他們有利。英雄人物不會仰仗暴君的信任，暴君自己也很清楚沒有什麼地方值得英雄的服從。納爾塞斯被調離指揮的職位，他就在敘利亞的海拉波裡斯豎起獨立的旗幟，後來受到引誘，為欺騙的承諾所出賣，在君士坦丁堡的市場被活活燒死。失去唯一畏懼或尊敬的軍事首長之後，這支常勝軍兩次敗在蠻族的手裡，他們被騎兵擊潰、被戰象踐踏、被箭矢貫穿。勝利者的判決使大量俘虜在戰場被斬首，這些反叛的傭兵可以說是受到公正的懲罰，莫裡斯的死亡他們是始作俑者或幫兇。在福卡斯的統治之下，梅爾丁、達拉、阿米達和埃德薩的城堡工事，相繼受到波斯國君的圍攻，失陷以後全部被摧毀。他渡過幼發拉底河，佔領敘利亞的城市海拉波裡斯、卡爾基斯、貝雷亞或稱阿勒頗，很快率領無敵大軍將安條克圍得水洩不通(611 A.D.)。勝利的狂潮暴露出帝國的衰弱、福卡斯的無能和臣民的不滿。一個騙子前往科斯羅伊斯二世的營地，說他是莫裡斯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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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合法繼承羅馬帝國，這也使科斯羅伊斯二世得到最合適的借口，引起東部各城市的降服或叛變。

赫拉克利烏斯接到從東部傳來的安條克失陷的最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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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古老的城市經常為地震所摧毀或為敵人所劫掠，能為帝國提供的金錢和人口已經無足輕重。波斯人奪取卡帕多細亞的首府愷撒裡亞，不僅同樣成功而且機運更佳，等到他們前進越過邊疆的防壁，也是古老戰爭的國界，一路上如入無人之境，得到的收穫更為豐碩。大馬士革坐落在風景宜人的谷地，每個時代都裝點得花團錦簇，成為皇家的城市，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此時還不知道這一名聲未彰的幸福之地。但是科斯羅伊斯二世攀登利巴努斯的山嶺，或是侵入腓尼基海岸的城市之前，他的軍隊在大馬士革這個樂園休養生息秣馬厲兵。努息萬大帝念念不忘征服耶路撒冷
[240]

 ，他的孫子靠著宗教熱忱和貪婪慾望終於達成使命，祆教祭司宗教迫害的精神極力敦促，要毀滅基督教最感自豪而又永垂不朽的聖地。同時科斯羅伊斯二世為了進行神聖的戰爭，徵召了一支2.6萬猶太人的軍隊，他們具有狂熱的傳統成見，可以彌補勇氣和紀律之不足。等到奪取加利利以後，約旦河對岸地區的抵抗延遲了都城最後命運的來臨，但耶路撒冷最後還是在強攻之下失守(614 A.D.)。

基督的聖墓、海倫娜和君士坦丁宏偉的教堂，都毀滅在大火之中，再不然也受到嚴重的損壞。300年虔誠奉獻的器物，在褻瀆神聖的一天之中被搜刮一空，教長撒迦利亞和真十字架都被運到波斯。有9萬基督徒遭到屠殺，這要歸咎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他們加入了波斯人的行軍行列，使得秩序混亂不堪。約翰總主教慈善為懷的精神，使巴勒斯坦的難民在亞歷山大裡亞受到良好的照應。他在無數聖徒之中以賙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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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號著稱於世，教堂的收入加上金庫的30萬鎊，全部還給原來那些貧窮的施主，不分國籍和教派，但是埃及是從戴克裡先以來，唯一免於國內或國外戰爭的行省，這時再度為居魯士的後裔所征服(616 A.D.)。佩魯西烏姆是這個難以進入的國家的關鍵要點，被波斯的騎兵奇襲佔領。他們毫無損失地通過了三角洲數量繁多的河道，搜索漫長的尼羅河谷地，從孟斐斯的金字塔抵達埃塞俄比亞的邊界。亞歷山大裡亞原本可以從海上獲得增援和救助，但是總主教和郡守乘船逃到塞浦路斯。科斯羅伊斯二世進入帝國第二大城，余留的製造業和商業仍舊保存了相當的財富。他在西方的戰勝紀念碑沒有建立在迦太基的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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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在的黎波里地區。昔蘭尼的希臘殖民地最後終於毀滅，征服者追隨亞歷山大的腳步，通過利比亞沙漠勝利班師。在同一次戰役裡，另外有支軍隊從幼發拉底河向著色雷斯·博斯普魯斯海峽前進，卡爾西頓被長期圍攻，不得不投降(616 A.D.)。波斯人的營地設置在君士坦丁堡前，維持的時間長達10年之久。本都海岸、安卡拉城和羅得島是波斯國王最後征服的目標。如果科斯羅伊斯二世建立海上武力，他那永無邊際的野心會把奴役和毀滅擴展到歐洲的行省。

從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雙方爭戰不已的河岸，努息萬大帝的孫子把他的統治區域突然延伸到赫勒斯滂海峽和尼羅河，這是波斯帝國古老的邊界，但是這些地區的行省，經過600年的時間，已經習慣了羅馬政府的惡行和德行，只能勉強忍受蠻族加之於身的桎梏。共和國的觀念活生生地存在於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制度之中，至少也還能夠保存在著作裡，赫拉克利烏斯的臣民所受的教育能夠運用自由和法律的語言。東方君王的自負和政策，則是要展示至高全能的頭銜和屬性，以真正的姓氏和卑怯的狀況譴責充滿奴性的民族，並且以殘酷和無禮的威脅，運用絕對的權力強制執行嚴苛的法律。祆教徒以及善惡兩元論的邪惡信條為東部的基督徒所憎恨，祆教祭司相比起主教在宗教方面並不會表現得更寬容，有些波斯土著背棄瑣羅亞斯德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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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殉教者，可以很清楚看出這是嚴厲而全面宗教迫害的前奏。

查士丁尼頒布強制的法律，凡是反對教會者就是國家的敵人。猶太人、聶斯托利教派以及雅各布比教派聯合起來，對於科斯羅伊斯二世的成功有很大的貢獻，同時他偏袒各教派的信徒，激起正統教會教士的仇恨和畏懼。波斯征服者也感覺到他們的仇恨和畏懼，就用嚴刑峻法的鐵腕統治新的臣民。似乎他對主權的穩定有所懷疑，於是用超高的貢金和任意的搜刮來耗盡他們的財富，掠奪或是摧毀東部的廟宇，把亞洲城市的黃金、白銀、名貴的大理石、藝術品和工匠，全部運到他所繼承的國土之內。在這幅隱約可見的帝國災難圖中，很不容易辨識科斯羅伊斯二世所扮演的角色，很難分辨他及部將的行動，也很難在一片光榮與偉大中肯定他個人的功績。他喜歡誇耀勝利所獲得的成果，經常會從艱苦的戰爭中回到皇宮享受奢侈的生活。

但是在24年這麼長的時間之內，迷信或憤怒使他避免靠近泰西封的城門。他所喜愛的住處是阿爾特米塔或稱達斯塔傑德，位於底格里斯河對岸，在都城的北方約60英里。鄰近的草原佈滿牛馬和羊群，狩獵的樂園就像一座大公園，裡面放養雉雞、孔雀、鴕鳥、麋鹿和野豬；高貴的動物像是獅子和老虎，有時會被釋放出來供最勇敢者追獵。960頭大象用來作戰或是維持萬王之王壯觀的排場；載運他的御帳和行李進入戰場，要使用1.2萬頭大型駱駝和8000頭體形較小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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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馬廄飼養6000匹騾和馬，其中有希布迪茲和巴裡德兩個品種，以疾馳的速度或外形的美麗著稱於世。皇宮大門前面有6000名衛士不斷騎著馬巡行，後宮有1.2萬名奴隸執行各種服務工作，還有3000名處女都是亞洲的佳麗，一些幸運的嬪妃靠著她們的年輕和西拉的不以為意能夠服侍她們的主子。各種財寶像是黃金、銀塊、寶石、絲織品和香料，被儲存在上百個地窖之中。他的寢宮Badaverd的名字意思是「風送來的意外禮物」，原來是赫拉克利烏斯的戰利品，結果漂流到敘利亞的港口。

奉承的聲音或許是杜撰的故事，提到掛在牆上用來裝飾的織毯時，竟會神色自若地說有3萬條；有4萬根銀柱或大理石柱及貼金箔的木柱，用來支持皇宮的屋頂；有1000個金球懸掛在圓頂下面，用來模擬行星的運動或是指代黃道十二宮的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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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波斯國君在沉思他的才能和權勢所造成的奇跡時，接到麥加一個默默無聞市民的來信，要求他承認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他拒絕這項請求並且撕掉來函。阿拉伯的先知喊道：「神會撕裂這個王國，拒絕科斯羅伊斯的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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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的位置正好在東方兩個偉大帝國的邊緣，使得他暗中很高興看到他們相互毀滅，同時在波斯人的凱旋之時他竟敢預告，用不了多少年，勝利會再次回到羅馬人的旗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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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赫拉克利烏斯的怠惰以及激起積極的進取精神(610—622 A.D.)

就在這個不可思議的預言被宣告時，要想完成羅馬人的夢想真是遙遙無期，因為赫拉克利烏斯即位的前12年，帝國面臨將要解體的局勢。如果科斯羅伊斯二世有純正的動機而且重視榮譽，他應該在福卡斯死後終結雙方的爭執，把這個幸運的阿非利加人當成最好的盟友，因為已經替他的恩主莫裡斯報仇雪恨。戰爭的進行顯示出蠻族真正的習性，赫拉克利烏斯派遣乞和的使臣，前去懇求他大發仁慈之心。其實他可以原諒對方並且接受貢金，讓世界獲得和平，然而他用無言的藐視和無禮的威脅加以拒絕。敘利亞、埃及和亞洲的行省被波斯的大軍征服；這時的歐洲，阿瓦爾人在意大利的戰爭無法使殺戮和搶劫得到滿足。從伊斯特裡亞的疆界到色雷斯的邊牆，受到暴虐的壓迫而動盪不安。阿瓦爾人在潘諾尼亞神聖的原野冷酷屠殺男性俘虜，留下婦女和孩童成為奴隸，那些貴族家庭的處女供蠻族滿足雜亂的淫慾。尋求愛情的貴婦私自溜出弗留利的城門，在皇家情人的懷抱裡度過短促的良宵，羅米達在次日夜晚被迫與12名阿瓦爾人發生關係，第三天倫巴第的公主被處以刺刑，可以讓對方營地很清楚地看見，這時台吉帶著殘酷的微笑表示，她的淫亂和不貞只有受到這種懲處，才能讓她的丈夫討回公道。

赫拉克利烏斯在東西兩面都受到與他有深仇大恨的敵人的羞辱和圍攻，羅馬帝國的實力被壓縮在君士坦丁堡之內，疆域只剩下希臘、意大利和阿非利加殘留的地區，以及亞洲海岸從提爾到特拉布宗的濱海城市。等到喪失埃及以後，都城飽受饑饉和瘟疫之苦，皇帝沒有能力抵抗，也毫無救援的希望，決定將他的人員和政府遷移到更安全的城市迦太基。安排好的船隻已裝載皇宮的財物，但是他逃走的企圖被教長阻止，這時教長正要動員宗教的力量來保衛國家，領著赫拉克利烏斯到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祭壇，逼他立下莊嚴的誓言，絕不離棄上帝托付他照顧的人民，要與城市同生死共存亡。台吉在色雷斯的平原上紮營，隱瞞奸詐背信的圖謀，要求與皇帝在赫拉克利亞附近見面。為了慶祝雙方的和好，舉行馬術表演和比賽，元老院議員和人民都穿上鮮艷的服裝，喜氣洋洋參加和平的盛會。阿瓦爾人看到羅馬的奢華，難免引起羨慕和貪念。突然之間，橢圓形競技場被西徐亞騎兵團團圍住，他們乘著暗夜秘密進軍，台吉的長鞭響起可怕的聲音，發出攻擊的信號。赫拉克利烏斯用手臂抱住皇冠，靠著疾馳的快馬，在極端危險之下逃過一劫。阿瓦爾人的追擊非常迅速，幾乎隨著飛奔的群眾衝進君士坦丁堡的金門。郊區受到洗劫，成為陰險和欺騙行為的報酬，阿瓦爾人抓到27萬俘虜運過多瑙河。

在卡爾西頓的岸邊，皇帝與比較信守榮譽的敵人舉行安全的會談，赫拉克利烏斯離開他的座艦，身著紫袍，受到尊敬也引起同情之心。波斯將領薩因向他表示友善，提供機會親自引導使節團去覲見萬王之王，羅馬人非常感激地接受。禁衛軍的統領、都城的郡守和教長主座教堂的首席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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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謙卑的言辭懇求原諒與和平，但是科斯羅伊斯二世的部將犯了致命的錯誤，不瞭解主子的意圖。亞洲的暴君說道：「我要的不是使節團，而是要把五花大綁的赫拉克利烏斯押到我的腳前，除非他們放棄遭受磔刑的神，信奉我們的宗教崇拜太陽，否則我絕不讓羅馬皇帝得到和平。」按照他們國家毫無人道的行為，薩因受到活活剝皮的懲罰，所有的使臣被施以隔離和冷酷的監禁，這不僅違犯萬國的法律，也沒有信守原來的約定。然而6年的圍攻終於令波斯國君放棄了奪取君士坦丁堡的意圖，接受羅馬帝國每年的貢金或賠償：1000泰倫黃金、1000泰倫銀塊、1000件絲袍、1000匹戰馬以及1000名處女。赫拉克利烏斯簽署可恥的條約，要從貧窮的東部收集這些財寶，使他獲得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全部用來加強準備，好發起大膽而孤注一擲的攻擊。

在歷史上著名的人物中，赫拉克利烏斯的性格不僅極為特殊，而且非常矛盾。在他那長期統治的早年和晚期，皇帝看起來像是成為怠惰、歡樂和迷信的奴隸，對於國家的災難漠不關心，有如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晨間和薄暮停滯的濃霧，被正午明亮的陽光驅散，阿爾卡狄烏斯的宮殿成為愷撒的軍營，6次冒險犯難的戰役建立舉世欽佩的功勳，恢復羅馬和赫拉克利烏斯的榮譽和權勢。拜占庭歷史學家有責任找出他之所以懶散和振作的原因，我們的年代距其極為遙遠，只能臆測他發揮天賦的個人勇氣更勝於政治考量；或者推想他為侄女瑪蒂娜的魅力和手段所迷而不能自拔，優多克西婭逝世後，他與侄女締結亂倫的婚姻；同時他可能屈服於法律顧問卑劣的意見，請求他遵守基本法的規定，皇帝身繫國家的安危不能輕易出現在戰場。

他的覺醒可能是波斯征服者最後提出無禮的要求，但是在赫拉克利烏斯裝出英雄氣概的重要時刻，羅馬人只能將希望寄托於命運的無常，對科斯羅伊斯驕傲的後裔形成威脅，讓處於最消沉狀況的羅馬人能托天之幸得以否極泰來。皇帝最關心的事務，是供應戰爭所需的費用，為了如數收到貢金，他請求東部行省大力捐助。歲入無法從正常的來源獲得，一位專制君主的信譽會隨著權力而消失，赫拉克利烏斯首次展現勇氣，竟敢向教會借用奉獻的財富，立下莊嚴的誓言要連同高額的利息一起償還。教士顯然對國家的災難非常同情，雖然沒有像這樣褻瀆神聖的先例，亞歷山大裡亞生性謹慎的教長還是願意幫助他的國君，說是得到奇跡的啟示及時發現一處秘密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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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隨福卡斯叛亂的士兵，後來只有兩名逃過時間和蠻族的打擊而倖存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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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即使算上這些損失的叛變老兵，赫拉克利烏斯供應的新兵仍嫌不足，聖所的黃金就在同一營地，與東方和西方的姓氏、兵力和語言結合在一起。他對於阿瓦爾人的中立感到滿意，用友好的態度要求台吉扮演護衛者的角色，而不是帝國的敵人，伴隨這番言辭的是20萬枚金幣，能夠增大說服力。復活節過了2天以後，皇帝把紫袍換上悔罪者和戰士的簡單服裝
[251]

 ，發出出發的信號(621 A.D.)。赫拉克利烏斯把他的子女托付給他所信任的人民，民政和軍事的權力交付到最可靠的人士手中，要是因他不在而遭受優勢敵人的壓迫，是戰是降授權教長和元老院便宜處置。


 九、赫拉克利烏斯的攻勢準備和對波斯的遠征行動(622—625 A.D.)

卡爾西頓鄰近的高地滿佈帳幕和陣地，要是赫拉克利烏斯率領新徵召的軍隊魯莽發起攻勢，那麼從君士坦丁堡就可以看到波斯的勝利，這也將是羅馬帝國的末日。他們向著亞洲行省的進軍務必審慎從事，只留下數量龐大的騎兵用來截斷敵人的運輸，繼續騷擾波斯的後方造成兵力的疲憊和混亂。希臘人仍舊主宰著海洋，一支由戰船、運輸船和軍需船組成的艦隊，在港口集結讓蠻族部隊登船。穩定的陣風將他們送過赫勒斯滂海峽，小亞細亞西邊和南邊的海岸在他們的左方，皇帝積極進取的精神在暴風雨中表現無遺，甚至在隊伍中的宦官也拿他們的主子做榜樣，能夠忍受各種辛苦，努力工作。赫拉克利烏斯指揮部隊在斯坎德隆灣登陸，位於敘利亞和西裡西亞的邊界，海岸線從此急轉指向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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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優秀的戰略能力，能夠選擇這樣重要的位置
[253]

 ，分散在濱海城市和山地的守備部隊可以從四面八方很迅速而安全地集中到皇家的旗幟之下。

西利西亞的天然屏障保護著赫拉克利烏斯的營地，甚至還可以獲得隱蔽，他的營地靠近伊蘇斯，亞歷山大在此地擊敗大流士的軍隊。皇帝佔據了頂角的位置，深入指向亞細亞、亞美尼亞和敘利亞所屬各行省犬牙交錯的廣大地區，對於圓周上的各點他都可以施以直接的攻擊，也很容易掩飾自己的行動，預防敵軍可能的企圖。羅馬將領在伊蘇斯的營地，要改進老兵訓練怠惰和不守秩序的習性，教育新兵熟悉和遵行軍人武德。展現基督充滿神跡的肖像、神聖的祭壇受到祆教徒的褻瀆，他催促大家要報復這種奇恥大辱，用「兒子」和「兄弟」這種親愛的名字向他們稱呼，對於國家在公私方面所犯的錯誤深感悲痛。國君的臣民被說服要為自由而奮戰不息，用同樣的熱情與外國的傭兵溝通，須知他們對於羅馬和波斯的利益全都漠不關心。赫拉克利烏斯具有一名百夫長的技巧和耐性，不厭其煩教導有關的戰術，辛勤訓練士兵熟悉所運用的武器，戰場的勤務和接戰時的運動。騎兵和步兵根據鎧甲的輕重區分為兩個單位，號角位於中間位置，用來下達行軍、衝鋒、撤退或追擊的信號，無論是正面隊形還是斜交隊形，無論是加大縱深的方陣還是延長正面的方陣，都用模擬的戰鬥來演練真實的作戰。皇帝要求部隊完成辛苦的工作，同時也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他們的勞動、飲食和睡眠，全部要符合紀律不可變更的要求，教導士兵不要輕視敵人，對於自己的勇氣和領袖的智慧要有絕對的信心。

西利西亞很快被波斯大軍包圍，但是他們的騎兵不願進入陶魯斯山的狹谷。赫拉克利烏斯的戰術機動使對方的騎兵受阻，他在正面排成會戰隊形時，要使敵軍後衛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受到攻擊。他實施欺敵運動像是要威脅亞美尼亞，逼得對方違背自己的意願不得不採取積極的行動。他的營地故意顯得混亂不堪以引誘敵軍，但是等到波斯人展開隊形發起會戰時，地面的狀況、太陽的位置以及預期兩軍接戰的地點，都對蠻族不利。羅馬人在戰場繼續實施了一連串的戰術作為
[254]

 ，這一天的戰爭向世人宣佈波斯人並非所向無敵，身著紫袍的皇帝的確是一位英雄人物。赫拉克利烏斯的勝利和名聲使得實力更為強大，他大膽翻越陶魯斯山的高地，行軍直接穿過卡帕多細亞的平原，在哈里斯河的河岸建立起安全和供應無缺的營舍，使部隊在此度過寒冷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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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心靈不像君士坦丁堡人那樣愛慕虛榮，為一次未獲得決定性戰果的勝利而大喜若狂，不過皇帝親臨戰場還是很有必要，可以安撫阿瓦爾人急躁不安和任性善變的習性。

自從西庇阿與漢尼拔爭奪霸權的時代以後，再也沒有像赫拉克利烏斯這樣大膽的冒險行動，完成拯救帝國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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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皇帝任憑波斯人在這個時候繼續壓迫行省，毫無顧忌凌辱東部的都城，他自己卻通過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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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亞美尼亞的山區，採取最危險的路線貫穿波斯的心臟地區
[258]

 ，逼得萬王之王召回軍隊防守元氣大傷的國土。

赫拉克利烏斯率領精選的5000人馬，從君士坦丁堡航向特拉布宗，在本都集結兵力度過冬季，然後從費西斯河的河口進入裡海，鼓勵他的臣民和盟友高舉虔誠和勝利的十字架旗幟，要與君士坦丁的繼承人一起進軍。當盧庫拉斯和龐培的軍團首次渡過幼發拉底河，輕易獲得對亞美尼亞土著的勝利，他們並不覺得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是長期的戰爭經驗強化了一個柔弱民族的心靈和身體，他們所表現出的宗教狂熱和作戰英勇，從服務一個衰微的帝國可以獲得證明，他們憎恨和畏懼薩珊家族的篡奪行為，記得宗教迫害帶來的災難，永遠懷恨基督的敵人。亞美尼亞將部分領土割讓給莫裡斯皇帝以後，國界已經延伸到阿拉克西斯河，這條河的水流湍急，只有一座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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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拉克利烏斯踏著馬可·安東尼的足跡，向著陶裡斯或稱甘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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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軍，這是米底一個行省古老和現代的首府。科斯羅伊斯二世率領4萬人從同樣距離的遠征行動中回師，要來阻止羅馬軍隊的前進，但是他的撤退完全是由於赫拉克利烏斯的逼迫，不願立即做出講和或會戰的決定。陶裡斯在索菲斯統治的時代有50萬居民，現在整個城市不到3000戶人家，但是儲存在這裡的皇家財寶，價值因古老的傳統而增大，這些都是克囉囌斯的戰利品，是居魯士從薩爾代斯的要塞裡運過來的。赫拉克利烏斯快速的征戰到冬季就停頓下來，基於審慎或迷信的動機
[261]

 ，決定撤退路線沿著裡海的海岸到達阿爾巴尼亞行省，他的帳幕可能扎設在莫甘平原
[262]

 ，這是東方的君王最喜愛的宿營地點。

在他成功入侵的過程之中，凸顯出一個基督教皇帝的宗教熱忱和報復行動，士兵在他的指使之下熄滅受到崇拜的聖火，摧毀祆教祭司的廟宇。科斯羅伊斯二世渴求神聖榮譽所建立的雕像，全部被投入火中燒燬。瑣羅亞斯德的出生地塞巴瑪或奧米亞
[263]

 ，全部遭到破壞，成為一片焦土，這既是對波斯人損傷聖墓的報復也是贖罪。宗教能夠表現出真正的博愛精神，在於解救和釋放了5萬名俘虜。赫拉克利烏斯獲得的報酬是感激的眼淚和歡呼，這種明智的措施使他仁慈的名聲遠播，同時也夾雜著波斯人對他們君主傲慢固執的不滿。

赫拉克利烏斯在後續戰役所獲得的光榮(623—625 A.D.)，拜占庭的歷史學家和後人都無法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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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離開阿爾巴尼亞廣闊而肥沃的平原，順著希爾卡尼亞海山脈的走向，從山地進入米底或伊拉克行省，率領勝利的軍隊到達遙遠的皇家城市，卡斯賓和伊斯法罕從未感受過羅馬征服者接近帶來的威脅。科斯羅伊斯二世接到警報，知道王國陷入危險之中，已經從尼羅河與博斯普魯斯海峽召回全部兵力。皇帝在遙遠而充滿敵意的土地上，被3支實力強大的軍隊包圍。聯盟的科爾克斯人準備脫離他的陣營，最勇敢的老兵也感到畏懼，毫不掩飾他們無言的絕望。大無畏的赫拉克利烏斯說道：

不要害怕數量龐大的敵人，靠著上天的幫助，1個羅馬人可以戰勝1000個蠻族。我們如果為拯救自己的同胞而犧牲性命，就能獲得殉教者的冠冕，上帝和我們的後裔會使我們的榮名永垂不朽。

高尚的情操得到英勇行動的有力支持，他擊退波斯人3倍兵力的進攻，利用敵軍處於分離的狀況，實施一連串協調良好的行軍、撤退和成功的作戰行動，最後把波斯人從戰場趕到米底和亞述設防的城市。到了嚴寒的冬季，沙巴拉扎守在薩爾班的城牆之內，感到非常安全，結果遭到行動積極的赫拉克利烏斯奇襲。他把部隊分散編組，在夜間銜枚疾走。城裡的房舍都是平頂，用來抗拒羅馬人的標槍與火炬，根本不能發生功效。波斯的貴族和省長、他們的妻妾和子女，以及好勇善戰年輕人的精英分子，不是被殺就是成為俘虜。沙巴拉扎見機不對趕快逃走，他的黃金鎧甲成為征服者的獎品。赫拉克利烏斯的士兵享受財富與安寧，這是他們拚命應得的報酬。

等到春季到來，皇帝花了7天時間橫越庫爾迪斯坦的山地，毫無阻擋渡過底格里斯河湍急的水流。羅馬大軍受到大量戰利品和俘虜的拖累，暫停在阿米達城下。赫拉克利烏斯派人將戰果和安全通知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他們在圍攻的部隊撤走以後，大致也知道狀況已經好轉。幼發拉底河上的橋樑被波斯人破壞，但是皇帝很快發現了一個徒涉點，對面的敵人只有火速撤退，在西裡西亞依靠薩魯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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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防禦。這條河大約有300英尺寬，中間是無法渡越的激流，橋樑建有堅固的角樓，用來加強防守的力量，在河岸上部署成列的蠻族弓箭手。激烈的血戰一直打到黃昏，羅馬人的進攻佔到上風。一個波斯士兵擁有如巨人般魁梧的身軀，被皇帝親手殺死，然後將屍體投入薩魯斯河中。敵軍被擊潰，已經毫無鬥志，赫拉克利烏斯發起追擊，到達卡帕多細亞的塞巴斯特。經過3年的時間，這場漫長而勝利的遠征在歡呼聲中，又重新回到黑海海岸原來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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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阿瓦爾人和波斯人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鎩羽而歸(626 A.D.)

兩位國君為了爭奪東部帝國，不願在邊境纏鬥，向對敵手的要害施以致命的一擊。20年的行軍和戰鬥損耗了波斯軍隊的實力，很多老兵經歷兵刀和天候的危險還能倖存於世，仍舊留在埃及和敘利亞的城堡中賣命。科斯羅伊斯二世的野心和報復卻使得王國精疲力盡，這時他把新徵召的臣民、異族和奴隸編成為3個實力強大的戰鬥團隊
[267]

 ：第一支軍隊是精兵，共有5萬人，特別賜予光榮的稱呼「金矛軍」，保持機動，專門用來對付赫拉克利烏斯；第二支軍隊配置在要點，阻止赫拉克利烏斯和他弟弟狄奧多西的部隊會師；第三支大軍負責圍攻君士坦丁堡，必要時支援台吉的作戰。波斯國王與阿瓦爾人簽訂聯盟條約，要瓜分東部帝國。

薩巴爾是第三支軍隊的主將，穿過亞洲的行省到達卡爾西頓眾所周知的營地，焦急等待西徐亞友軍到達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對岸，以破壞亞洲城市近郊的神聖建築物或異教廟宇自娛。阿瓦爾人的前鋒有3萬蠻族，在6月29日突破漫長的邊牆，把雜亂成群的農夫、市民和士兵趕進首都。在台吉的旗幟下有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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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本國的臣民，以及成為附庸部族的格庇德人、俄羅斯人、保加利亞人和斯拉夫人，隨著一起前進。他們花費了一個月的時間行軍和談判。整個城市被圍是在7月31日，從佩拉和加拉塔的郊區一直到布拉契尼和七塔，居民帶著恐怖的神色看到歐洲和亞洲海岸出現火光信號。

就在這個時候，君士坦丁堡的官員還在努力，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也要讓台吉退兵。派出的代表團卻受到拒絕和侮辱，台吉故意讓大公站在寶座的前面，波斯的使者穿著絲質長袍坐在他的身邊。傲慢的蠻族說道：

你們看，這可證明我與萬王之王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他的部將要選出3000勇士編成隊伍，派到我的營地來作戰。不要再想用那麼一點贖金就能收買你們的主子，你們的財產和城市都是我囊中之物。我對你們網開一面會讓你們離開，除了內衣褲別的都要留下。經過我的懇求，我的朋友薩巴爾不會拒絕你們通過他的防線。你們的國君遠離都城，甚至現在已經成為俘虜或難民，留下君士坦丁堡面對不幸的命運。你們逃不出阿瓦爾人和波斯人的掌握，除非能變成會飛的鳥或是潛入海中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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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爾人連續10天對都城發起攻擊，技術方面有很大的進步。他們用堅固的龜甲陣提供掩護，前進到城牆的基座去挖掘，或是用攻城撞車衝擊；他們運用數量繁多的投射器具，不停發射下落如雨的石塊和投矢；建造12座高聳的木塔，可以讓士兵在與防壁同樣的高度進行戰鬥。赫拉克利烏斯的精神鼓勵著元老院和人民高昂的士氣，他派遣的增援部隊有1.2萬名重裝步兵；希臘火和機具的運用使君士坦丁堡的防禦在技術方面佔有莫大的優勢；他們的兩層和三層槳戰船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使波斯人難以越雷池一步，只能坐視他們的盟友在戰場失利。阿瓦爾人的攻擊被擊退，斯拉夫人用獨木舟組成的船隊，在港口全部被擊沉。台吉的附庸和諸侯威脅要脫離他的陣營，糧食已經消耗殆盡，他把全部投射機具付之一炬，然後發出信號緩慢而且毫無所懼地撤退。羅馬人非常虔誠地將獲得解救的原因歸於無垢聖母施展法力。然而對他們冷酷謀殺波斯使者的行為，耶穌的母親一定會譴責，即使使者無法受到萬國公法的保護，也有資格獲得人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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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赫拉克利烏斯的進軍和尼尼微會戰的勝利(627 A.D.)

赫拉克利烏斯的兵力分散以後，基於謹慎起見退到費西斯河岸，發揮守勢作戰之利來對抗波斯5萬金矛軍。君士坦丁堡的獲救使他消除了心中的憂慮，他的兄弟狄奧多西獲得勝利更能鞏固他的希望。羅馬皇帝與突厥人建立有用而互利的盟約，用來對付科斯羅伊斯二世和阿瓦爾人充滿敵意的聯合部隊。在他大力邀請之下，科扎爾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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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旗把他們的帳幕從伏爾加河的平原移到格魯吉亞的山地，赫拉克利烏斯在特夫利斯附近接見他們。要是我們相信希臘人的話，說是可汗和貴族下了坐騎，全部趴伏在地上向身著紫袍的愷撒致敬。皇帝對於自願的效忠和重要的援助真是感激萬分，取下自己的皇冠放在突厥君王的頭上，賜予「義子」的稱呼，給予熱烈的歡迎。奢華的宴會完畢以後，他把皇家餐桌上的金盤和器具、各種寶石和絲織品，送給齊貝爾當禮物，同時親手將貴重的珠寶和耳環分贈給新的盟友。

在一次私下的會面中，他拿出女兒優多西婭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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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口答應蠻族讓他娶到美麗而又尊貴的新娘，於是立即獲得4萬騎兵的援軍，同時議定突厥人的大軍轉用到阿姆河的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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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人看見狀況不利，只有匆忙撤軍。赫拉克利烏斯在埃德薩的營地，校閱羅馬人和外來異族所組成的軍隊，共有7萬人馬，他花費幾個月的時間陸續收復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和亞美尼亞的城市，全力整修城堡工事，總算勉強將之恢復。

薩巴爾仍舊保有卡爾西頓這個重要的據點，但是科斯羅伊斯二世的猜疑或赫拉克利烏斯的詭計，很快使勢力強大的省長離心離德，要背棄他的君王和國家。羅馬人攔截到一名信差，以及下達給副將的命令，要立即處決有罪或不幸的將領，將頭顱火速送到寶座的前面，不得稍有延誤。副將是營地中僅次於薩巴爾的第二號人物，而命令的真假也難以辨明。羅馬人將這一消息遞送給薩巴爾本人，看到要將他處死的判決，他也玩弄手段將400名軍官的姓名附在上面，然後召開軍事會議，質問副將是否準備執行暴君的命令。波斯人一致同意，公開宣佈科斯羅伊斯二世喪失統治的資格，就單獨與君士坦丁堡政府議和。即使薩巴爾考慮到榮譽與政策的原因，無法加入赫拉克利烏斯的陣營，但皇帝仍然確信，也不會對達成勝利與和平的目標造成妨礙或中斷。

雖然喪失了盟友的強力支持，對臣民的忠誠信念產生懷疑，但科斯羅伊斯二世的偉大仍然不容忽視。說波斯皇帝有50萬人馬當然是東方式的比喻，但毋庸置疑的是依然有為數眾多的人員和武器、騎兵和戰象，配置在米底和亞述，用來對付赫拉克利烏斯的入侵行動。然而羅馬人大膽從阿拉克西斯河向著底格里斯河進軍，怯懦而謹慎的拉扎特斯只敢尾隨，迫不得已強行軍通過荒無人煙的國度，直到他接獲嚴格的命令，要冒險將波斯的命運付諸一場決戰。在底格里斯河以東，摩蘇爾的附近有座橋樑，偉大的尼尼微過去建立在它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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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甚至連古老的遺跡，都已經在時間的長河中湮滅無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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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曠的原野成為兩軍交鋒的寬闊戰場。但拜占庭的歷史學家忽略這次作戰，他們像敘事詩和傳奇故事的作者，把勝利歸於受到喜愛的英雄人物，不是他的指揮才能而是個人的作戰勇氣。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公元627年12月1日)，赫拉克利烏斯騎著戰馬費勒斯，比他手下的武士更為驍勇無敵。他的嘴唇被長矛刺穿，坐騎的大腿也受傷，但是還能載著主人穿越蠻族的三重方陣，獲得勝利安然歸營。在這場激戰之中，有3位驍勇的酋長接連為皇帝的佩劍和長矛所殺，其中包括拉扎特斯在內。他像戰士那樣戰死，但等到波斯人看到他的頭顱，不禁大驚失色，陣列之中瀰漫著憂愁和絕望的氣氛。拉扎特斯的鎧甲是純金製成，盾牌使用120塊金片，加上佩劍和劍帶，以及馬鞍和甲冑，全部用來裝飾赫拉克利烏斯的凱旋。如果不是他對基督和他的母親瑪利亞有虔誠的信仰，這位羅馬的勇士會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殿，奉獻第四次最豐盛的戰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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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尼微會戰的激烈戰鬥從破曉打到夜間十一時，除了被撕毀和損壞的不算，他們從波斯人手裡奪取了28面軍旗，但波斯的軍隊大部分陣亡。勝利者為了隱瞞自己的損失，整夜留在戰場，沒有回歸營地。羅馬人知道在當前狀況之下，殺死科斯羅伊斯二世的士兵比起擊敗他們要較為容易。他們就留在戰友的屍體之中，離開敵人不到兩個弓箭的射程，波斯騎兵的殘餘人員堅持不退，一直嚴陣以待直到夜間七時。大約在八時他們退回未遭受搶劫的營地，等把行李收拾好，在喪失秩序和無人指揮的狀況下一哄而散。

勤奮的赫拉克利烏斯乘勝而進的行動，值得稱道。他在24小時內行軍48英里，前衛奪取了大扎卜河與小扎卜河上的橋樑，亞述的城市和宮殿第一次讓羅馬人進入。真是世事難料，他們竟然攻入了皇家的中樞要地達斯塔傑德，雖然有很多財寶已經搬走，花掉的錢財更是不少，但是剩餘的財富仍舊超過他們的期望，甚至可以滿足他們的貪念。那些無法搬運的東西全部毀於縱火，這些都是科斯羅伊斯二世不理民生的疾苦，從帝國的行省搜刮所得，巨大的損失可能使他極為痛心。如果破壞的對象只限於供君王享受的奢侈，如果民族的仇恨、軍隊的放縱和宗教的狂熱沒有用同樣的暴行來對付無罪臣民的住所和寺廟，那才真正是正義的行為。收回300面羅馬軍隊的旗幟，解救埃德薩和亞歷山大裡亞無數的俘虜，這才是赫拉克利烏斯運用武力真正獲得的光榮。他離開達斯塔傑德的宮殿，繼續向摩代因或泰西封追擊前進，不過僅前進了數英里的距離就在阿爾巴河的河岸停頓下來，可能是顧慮到渡河的困難、寒冷的季節，或許還有都城固若金湯的名聲。有一座城市在現代被稱為捨佐爾，因皇帝的回師而聞名於世。赫拉克利烏斯非常幸運，能在大雪封山之前越過扎拉山脈，否則會連續降雪達34天之久。甘扎卡或陶裡斯的市民被迫要友善接待士兵和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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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科斯羅伊斯二世的遜位被弒以及羅馬與波斯恢復和平(627—628 A.D.)

當科斯羅伊斯二世的野心未遂，逼得他只有保衛世襲王國的時候，對榮譽的熱愛和內心的羞愧，應該敦促他在戰場迎擊不共戴天的敵手。在尼尼微的會戰中，他的勇氣應該可以教導波斯人擊敗敵人，或者是陣亡在羅馬皇帝的長矛之下獲得不朽的榮名。然而居魯士的繼承人寧願選擇在安全的距離之外，等待最後的結果，收集戰敗者的遺骸，或是在赫拉克利烏斯發起追擊以後，用整齊的步伐撤退，直到帶著歎息看到達斯塔傑德心愛的建築物。無論是他的朋友和敵人，都認為科斯羅伊斯二世的意圖是要葬身在城市和宮殿的殘址之下。在雙方都不利於他逃亡的狀況下，亞洲的國君帶著西拉和3個嬪妃，在羅馬人到達前9天，從城牆的一個洞裡脫身離開(公元627年12月29日)。過去他用緩慢而莊嚴的行列，向趴伏地面的群眾展示帝王的權威，現在變成快速而秘密的趕路。第一夜他住在農夫的茅屋中，萬王之王很少會進入那樣簡陋的木門。他的畏懼還是勝過迷信，第三天很高興地抵達了防備森嚴的泰西封，卻仍舊懷疑是否安全，直到底格里斯河擋住羅馬人的追擊。

他的逃亡被人發現以後，在達斯塔傑德的皇宮、城市和軍營激起了恐懼和動亂。所有的省長感到猶豫難決，不知是統治者還是敵人使他們更加畏懼。後宮的婦女能有機會見到外人，覺得驚奇而又歡愉，後宮三千的嫉妒丈夫再度將她們監禁在遠地的城堡。達斯塔傑德的軍隊在他的指揮之下，撤退到新的營地，阿爾巴河可以用來掩護正面，有一條戰線配置了200頭大象。部隊從遙遠的行省陸續抵達，連國王和省長最卑賤的僕役，也都徵召入伍用來保衛君主的寶座。科斯羅伊斯二世仍舊有權可以決定合理的和平，赫拉克利烏斯的信使不斷向他表示，不要再犧牲臣民的性命，也不要讓一個仁慈的征服者，非要在亞洲最美麗的國土大動兵刀。但是這名波斯人的自負沒有因運道不佳而減弱，皇帝的撤退更使他獲得剎那之間的自信。他為亞述的皇宮受到摧毀而流淚，發出徒然無益的狂怒。長久以來他對國內倍增的不滿毫不在意，人民抱怨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為固執的老人白白犧牲。這位可憐的老人為身心的痛苦而備受煎熬，自己感覺已經接近暮年，決定把皇冠安放在默達扎的頭上，這是他最喜愛的兒子。

科斯羅伊斯二世的意願不再受到尊重，西羅伊斯因母親西拉的地位和美德而獲得尊榮，心生不滿，開始結黨圖謀，要確保長子繼承的權利。22個省長自稱是愛國人士，為新統治朝代承諾的財富和職位所勾引。科斯羅伊斯二世的嗣子答應增加士兵的薪餉，給予基督徒宗教信仰的自由，釋放戰俘並接受他們在他的軍隊中服役，對於自己的國人，他承諾永久和平與降低稅賦。陰謀分子的決定是讓西羅伊斯穿著皇家的服飾出現在軍營，要是爭奪寶座的行動失敗，宮廷就可以宣稱是抓住了逃跑的叛逆者。新君受到萬眾異口同聲的歡呼，科斯羅伊斯二世的逃走(然而他能逃到哪裡？)很粗魯地遭到阻止，當著他的面有18個兒子被屠殺，他被關進地牢，只多活了5天(公元628年2月28日)。希臘人和現代波斯人都曾詳細敘述，科斯羅伊斯二世在毫無人性的兒子指使之下，如何遭受侮辱、飢餓與酷刑，他的兒子在這方面比起父親所做的榜樣，有青出於藍的成就，但是科斯羅伊斯二世去世時，何嘗有人敢提及弒父之事？又有誰能透視黑暗的高塔？按照基督教敵人虔信而又仁慈的說法，他落入黑暗的深淵之中，毫無被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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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無可否認的事，任何時代或教派的暴君，都有資格拿地獄當作永久的住所。薩珊王朝的光榮隨著科斯羅伊斯二世的生命一起終結，他那形同禽獸的兒子也只享受了8個月罪惡的成果。在4年之內有9位候選人僭用帝王的名號，他們用刀劍和匕首爭奪一個民窮財盡王國所分裂的領地。波斯每一個行省和城市，都出現獨立、混亂和血腥的場面。無政府的狀態長達8年之久，直到這些黨派為阿拉伯的哈里發所統治和約束，才安靜下來願意團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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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赫拉克利烏斯的勝利和凱旋以及羅馬帝國的隱憂(628—629 A.D.)

等到山區可以通行以後，皇帝接獲了令人喜悅的消息：繼位陰謀的成功、科斯羅伊斯的死亡和他的長子登上波斯的寶座。赫拉克利烏斯促成波斯的變革，他在陶裡斯的宮廷或營地展現出這種態度，接著是西羅伊斯的使臣帶來主子的信函，送給他的「兄弟」羅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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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語氣就像每個時代的篡位者一樣，把他的罪行歸之於天命，在沒有貶低自己身份的狀況下，他提議讓兩個長期抗爭的國家重歸於好，簽訂沒有期限的和平與同盟條約(公元628年3月)。條約的款項很容易就被確定而且得到忠實的執行。在歸還落在波斯人手裡的軍旗和俘虜時，皇帝仿照奧古斯都的先例，重視國家的尊嚴為當時的詩人所讚譽，只是皮西底亞的喬治想要與賀拉斯的作品相比，其間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計，足證那個時代的天才已經隕滅。赫拉克利烏斯將他的臣民和教友從迫害、奴役和放逐中解救出來，不過君士坦丁的繼承人不斷要求歸還的是神聖的真十字架，而不是羅馬的鷹幟。勝利者沒有擴充疆域的野心，這樣只會增加帝國的弱點。科斯羅伊斯二世的兒子毫無遺憾地放棄了父親征服的成果，波斯人從敘利亞和埃及的城市撤走，很順利地回到邊界。戰爭對兩個國家造成了致命的傷害，到頭來原來的疆界和雙方的關係並沒有發生改變。赫拉克利烏斯從陶裡斯回到君士坦丁堡，帶來永垂青史的凱旋，在獲得6次光榮戰役的勝利以後，辛勞的身體可以享受安息日的寧靜。經過長久焦急的等待，元老院議員、教士和人民帶著橄欖樹枝和無數燈火，用眼淚和歡呼前去迎接他們的英雄。皇帝乘坐用4頭大象拖曳的戰車進入都城，一旦從公眾歡樂的喧囂中脫身，立即真正滿足於母親和兒子溫暖的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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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一年，不比尋常的勝利更顯得光耀奪目，就是將真十字架歸還給聖地。赫拉克利烏斯以個人身份到耶路撒冷去朝聖，奇跡的遺物經過謹慎的教長鑒定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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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每年一度的節慶來舉行盛大的奉獻典禮。皇帝在踏上這片神聖的土地之前，接受勸告換下皇冠和紫袍，因為那代表著塵世的奢華和虛榮。但是根據教士的意見，對猶太人的宗教迫害很容易與福音書的教誨相吻合。他再度登上寶座，接受法蘭西和印度使臣的祝賀。赫拉克利烏斯大帝的光榮事跡，在公眾的評論中已經使摩西、亞歷山大和赫拉克勒斯的名聲大為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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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東方的解救者已經處於貧窮和虛弱的狀況，在波斯獲得的戰利品大部分已經充作戰爭的費用，或是被當成犒賞分配給士兵，或是遭遇不幸的暴風雨被埋葬在黑海的波濤之中。皇帝被迫履行歸還教士財富的義務，那是他借來作為防衛國家的費用，每年都要支付一筆經費來滿足這些無情的債權人。行省雖然因波斯人的刀兵和貪婪而山窮水盡，但仍然被迫要支付第二次同樣的稅款。只為了一名普通市民的拖欠債款，大馬士革的財務官被處以10萬金幣的罰鍰。在歷時長久和盡情毀滅的戰爭之中，比起技藝、農業和人口的損失和沒落，20萬士兵在戰場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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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會帶來最致命的影響。雖然赫拉克利烏斯的旗幟之下擁有一支常勝的軍隊，但是那些違背自然的奮鬥不是鍛煉而是對他們實力的損耗。當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感到得意揚揚的時候，敘利亞邊界有一個不知名的小鎮受到薩拉森人的洗劫，一支軍隊前去救援，被殺得片甲不留。這樣普通而又尋常的事件，不大像是重大變革的前奏。這些「強盜」都是穆罕默德的門徒弟子，他們從沙漠之中激發宗教狂熱的高昂鬥志。赫拉克利烏斯在統治的最後8年，將原來打敗波斯人所光復的行省，全部葬送到阿拉伯人手裡。


 第四十七章 神學史上「道成肉身」的教義 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亞歷山大裡亞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相互敵視 聖西裡爾和聶斯托利 以弗所第三次神學會議 優迪克的異端思想 卡爾西頓的第四次神學會議 政教之間的爭執 查士丁尼的不寬容作為 「三章」的爭論 東方諸教派的狀況 (412—1663 A.D.)


 一、基督「道成肉身」的爭論及各教派所秉持的觀點

異教絕滅之後，基督徒在和平與虔誠之中原本可以獨享勝利的成果，但是爭執的種子仍然在他們的內心中深根發芽，他們熱心於探索宗教創始人的本質，而不去奉行他的律法。我在前面提到過「三位一體」的爭論，現在繼之而來是對「道成肉身」的辯駁，同樣對於教會的名譽有損，對於國家的和諧有害，論及事件的起因更加微不足道，產生的惡劣影響則更為深遠。我計劃在本章敘述的要點，是長達250年的宗教戰爭，包括東部各派繫在教會和政治上的分裂，運用研究原始教會各種教義的成果，介紹彼此之間喧囂而血腥的鬥爭。
[285]




 (一)伊比奧尼派的神學思想和對基督的崇敬

為了使最早的改信者獲得應有的榮譽，這件事一直受到教會的關切，所以才贊同他們的信念、希望和意願，伊比奧尼派或至少是拿撒勒派之所以不同於其他教派，只是他們堅持摩西的儀式，始終不肯變通而已。他們的教堂已經消失，書籍受到焚燬，信仰的自由失之寬大，經歷300年的宗教狂熱或謹慎恐懼，就連過於軟弱的幼稚信條，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然而，即使是毫無成見的批評也必須承認，這些教派對於基督純淨而正統的神性毫無瞭解。他們在猶太人傳授預言與偏見的學派中接受教育，在這種教導下，他們對宗教的認識從未超越人類和塵世的彌賽亞。
[286]

 國王穿著平民的服裝出現，還是有人能夠鼓起勇氣向他歡呼；只有上帝別出心裁，拿凡人的姓名和外貌掩蓋住神性，人們更大的恐懼是無法將他識別出來。
[287]

 拿撒勒的耶穌那些相互熟悉的夥伴，把他當成朋友和同胞在一起談天說地，耶穌過著塵世的生活，所有的行動都很合理而且自然，看起來跟他們完全一樣都是同種的人類。他從幼年到青年以至成人的生長過程，同樣表現為身材的增高和智慧的成熟，後來在經歷身體和心理的痛苦後，終於喪命在十字架上。耶穌的出生和逝世是為了拯救人類，其實蘇格拉底的平生和赴死，也都是為了獻身於宗教和正義的使命。雖然無論是斯多噶學派信徒還是英雄人物，都私下藐視耶穌謙卑的德行，但是他為朋友和國家流出的眼淚，可以作為人道主義最有說服力的證據。福音書的奇跡不會使猶太民族感到驚異，他們有無畏的信念，見過摩西律法更為神妙的徵兆，上古的先知治癒病人的痼疾，能夠使死者復活，分開深邃的海水，停止太陽的運行，駕著光輝奪目的車輛升天。希伯來人喜歡用比喻的風格，可能會借用「上帝之子」的頭銜把它加在一位聖徒或殉教者身上。

然而在拿撒勒派和伊比奧尼教派並不嚴謹的信條之中，倒是可以隱約看到兩者的差異，一邊是信奉邪說的異端，把基督的下世和普通人的出生混淆在一起；另外一邊是罪孽較小的分裂派系，他們尊敬母親的童貞，排除塵世父親的功能。拿撒勒派的疑點可以拿顯而易見的情節作證，像是耶穌的出生、名義上的父母約瑟和瑪利亞合法的婚姻、有權直接繼承大衛的王國和猶大的遺產。但是根據聖馬太
[288]

 的敘述，有幾本福音書轉錄這段秘密而可信的歷史，這些教派用希伯來原文
[289]

 長期保存這些記載，作為他們的信仰唯一留存的證據。約瑟身為丈夫知道自己未接近妻子，必然產生的懷疑被夢中的保證驅散：他的妻子懷的是「聖靈」。歷史學家不可能目睹這一距離遙遠的、家庭內部出現的怪事，那他必然曾聽到同樣聲音，告知他以賽亞未來會有處女產子。處女的兒子是從無前例或難以比擬的造物，來自「聖靈」極為玄奧的作用，無論身體還是心靈都遠優於亞當的子孫。

自從希臘或迦勒底的哲學
[290]

 傳入這些觀念，猶太人
[291]

 全都相信靈魂的先驗存在、輪迴和永生。有一種學說可以證明天國的實有，那就是人類被囚禁在塵世的牢籠中，要洗淨前世的玷污和羞辱。
[292]

 然而純潔和敗壞所能區分的程度幾乎無法衡量，我們只能做出合理的推測，對於瑪利亞和聖靈的後裔耶穌，只有人類當中至善至美的精神才能灌輸到他的體內。
[293]

 他的降格是出於自願選擇所產生的結果，須知他的使命所要達成的目標，不是洗清自己的罪孽，而是要使全世界得到淨化。等他回到位於天上的故鄉，會因他的盡責而獲得巨大的報酬，那就是彌賽亞的永恆王國。過去先知曾在暗中預言，會按照塵世的意象，達成和平、征服和統治的要求。全能的上帝使得基督的人性光輝可以擴展到神的領域。在古人的言語之中，上帝的頭銜並沒有被嚴格限制於只能給予我們天上的父親。他那無與倫比的輔佐和絕無僅有的獨子，要求在從屬的世界獲得第二順位的宗教禮拜，應該是毫無僭越之處。


 (二)幻影派的神性本質和永存不朽的肉體

信仰的種子在猶地亞多石而又磽薄的土壤中慢慢發芽茁壯，等到完全成長以後，就移植到氣候更為宜人的非猶太教地區。羅馬或亞洲的外鄉人從來沒有見過基督的面目，就更會接受他的神性。多神教的信徒及哲學家、希臘人和蠻族都很容易想像得到，一長列無窮無盡的天使，或是魔鬼，或是精靈，甚至是永恆或元氣，從光明的寶座中放射出來。永恆之物中的首位稱為「邏各斯」也就是「道」，與聖父同質，將會降臨到世間，好把人類從罪惡和過失中解救出來，引導他們走上生命和不朽的道路，說到這些倒是無足為奇，也不至於令人難以盡信。但是，當時有種流行的觀點，那就是永恆存在和與生俱來的敗壞性質，使東部的原始教會受到污染。非猶太教的改信者之中有很多人拒絕相信，一個神性的靈魂會與污穢而又邪惡的肉體結合起來，何況這個神性的靈魂還是第一本質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時他們狂熱信仰基督的神性，因而用虔誠的態度拋棄他的人性。

正當基督的寶血流在髑髏地的山頭時
[294]

 ，亞洲有一個人數眾多而又學識淵博的教派名叫幻影派
[295]

 ，他們創造出奇幻體系，後來由馬西昂派、摩尼教派及各種不同名目的諾斯替異端傳播。即使他們在敘述瑪利亞的懷孕、基督的降生，以及傳教前30年生活時，也完全拒絕承認福音書的真實與可信。他們說耶穌最初出現在約旦河畔，已經是一個成年人的模樣，卻只是形狀而非實體，全能上帝的手模仿人的功能和行為，創造出來的人類形象，要在他的朋友和敵人的感官之中，產生一個永恆的幻覺。清晰的聲音震動門徒的耳朵，保留在視神經中的面貌，要規避觸覺更為堅實的驗證。他們為上帝之子的精神存在而歡欣不已，對於肉體是否存在根本不予理會。猶太人的暴怒對於不動感情的幻影，全都是產生不了作用的徒勞。

基督的蒙難和死亡、復活和升天的神秘景象，都是為了使人類獲得恩惠，才在耶路撒冷這個劇院上演。要是有人認為，這些都不過是理想的模擬和有意的欺騙，配不上真實的上帝，那麼幻影派和許多正統教派的弟兄一樣，都同意用虔誠之名行虛假之事。在諾斯替異端的體系之中，以色列人的耶和華是塵世的創造者，一種反叛甚或無知的精神甚囂塵上：上帝之子來到世間是為了消滅他的廟宇和律法，要想達成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運用非常巧妙的手法，將世俗的彌賽亞所主張的願望和預言，轉移到自己的身上來向世人宣告。

摩尼教的徒眾之中有位思想縝密的辯論家，曾經提出非常危險和令人難堪的論點，認為基督教的上帝曾經處於人類胚胎的狀態，9個月以後才從女性的子宮中出生。他的對手是信仰虔誠的基督徒，聽到這些謬論在驚愕之餘極力反駁，完全避開懷孕和生育這些與肉體有關的情節，維持原有的說法，就是神性通過瑪利亞就像光束穿過玻璃，非常肯定地提到她在成為基督母親一剎那仍舊保持處女之身。但是這種讓步實在是過於魯莽，使幻影派產生更為溫和的情緒，說基督不是幻象，而是用不動感情也不會腐化的肉體加以掩飾。事實上，在更為正統的體制之中，認為無論中介物質的密度有多大，只要毫無阻擋或損傷地通過，從復活開始就已經獲得這一切，而且必然會始終具有。

這些中介物質的基本屬性完全付之闕如，也就可以避免肉體的特徵和弱點。胚胎要是能從目不能見的小點孕育到完全成熟，那麼嬰兒即使不能從正常的來源獲得營養也能長大成人，根本不需要從外界供應物質補充每天的消耗，還是能夠繼續生存。耶穌雖可能與門徒分享飲食，但卻不會有飢渴的感覺，他也不會因本能的性慾需要而使童貞受到污染。面對結構如此奇特的肉體，難免要問最初的目的何在？是用什麼工具和材料造成？有一個答案不見得必然出於諾斯替的觀點，倒也會讓我們原本可靠的神學大為驚駭，是說這個奇特的肉體不論是形式和內涵，都來自神的本質。純粹和絕對精神的概念是現代哲學的精髓，古人將具體的本質歸之於人類的靈魂、神性的存在，甚至於上帝的本身，並不排除空間延伸的觀念。他們的想像滿足於空氣、火或以太這些極為微妙的性質，與粗俗的物質世界相比顯得更為完美。如果我們想要確定上帝的位置，就必須描繪出他的相貌。我們的經驗或是虛榮，只能表現出理性和德行的力量，這些都涵蓋在人的形象之下。

擬人派
[296]

 的信徒人數眾多，在埃及的僧侶和阿非利加的正統教徒中隨處可見，可以拿出聖書來大聲宣告，人是按照創世主的形象製造出來。德高望重的塞拉皮昂是尼特裡亞沙漠的聖徒，不知流下多少眼淚才放棄原本喜愛的成見，像嬰兒那樣為改變宗教的不幸而深感哀悼。他的上帝已被偷走，內心沒有留下任何有形的對象可以作為信仰和奉獻的目標。


 (三)塞林蘇斯的兩種性質及對基督人性的肯定

以上就是幻影派轉瞬即逝的信念。亞細亞的塞林蘇斯
[297]

 竟敢反對最後一位使徒，企圖提出較為複雜卻更實際的假說。他本人置身於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世界之中，公開宣稱這位大家承認的彌賽亞，就是人和神超自然的結合，用來調解諾斯替派和伊比奧尼派不同的看法。神秘的教義經過奇妙的修改，被卡勃克拉特、巴西裡德和瓦倫廷
[298]

 這些為數眾多的埃及人異端採用。在他們的眼中，拿撒勒的耶穌不過是個普通人，是約瑟和瑪利亞合法的兒子，但是他在人類之中不僅最優秀也最明智，被選來作為最適合的工具，恢復世間對真正最高神明的崇拜。當耶穌在約旦河受洗時，基督這第一個永恆造物，也就是上帝的兒子，化作一隻鴿子降落在他身上，進駐他的心靈之中，到了他布道的時期則指導他所有的行動。當彌賽亞被交到猶太人手中時，基督這位萬世不朽而又不動感情的生命，拋棄在塵世的軀殼飛回pleroma(即屬靈的世界)，留下耶穌獨自受苦、怨恨和死亡。

但是這種決裂的過程使得正義和慈愛受到強烈的質疑，無辜殉教者遭遇的命運，先是被神派遣的伴侶逼迫，最後被這位伴侶遺棄，或許會激起異教徒的憐憫和氣憤。有些教派採用或修正塞林蘇斯的雙重體系，拿出很多辦法使怨言慢慢平息下來。據說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他的心靈和肉體經過神奇的作用，變得極為冷漠，對於肉體的痛苦實際毫無感覺。還有人更為肯定地表示，即使真正有痛苦也會很快消失，而且會得到莫大的補償，那就是保留給彌賽亞的新耶路撒冷王國在塵世的統治將有千年之久。這也就是在暗示，要是他在受苦也是命中注定，人性從來都不是絕對完美的，約瑟的兒子和上帝之子神秘結合之前，十字架的苦難也許可以洗掉耶穌一些輕微的過失。
[299]




 (四)阿波利納裡斯主張「道成肉身」的神性

有人相信靈魂的非實體性，這是一種陳義甚高的教條，根據現有的經驗，必須承認心靈和物質存在著無法理解的結合。還有一種相類似的結合，對象是更高或最高程度的睿智，也並非不能相容。一種永恆或天使長的化身，雖然創造的靈魂已達到最完美的程度，並不一定包含著確切的矛盾或荒謬之處。在信仰自由的時代，也就是尼斯宗教會議的決定，基督的崇高地位是由個人依據聖書、理性或傳統那些尚無限制的規定來衡量的，但等到耶穌純正的神性在阿里烏斯教義的廢墟上建立起來以後，正統基督徒的信仰卻在懸崖的邊緣戰慄，已經沒有退卻的可能，站立不動非常危險，掉落下去更是萬劫不復。他們的信條有很多礙難之處，加上神學理論有崇高的信念，使得問題變得更為嚴重。他們不願冒大不韙宣佈：那就是上帝本身是平等而又同質的三位一體的第二位，透過血肉之軀彰顯
[300]

 ；那就是一個瀰漫在宇宙的生命，曾經容納在瑪利亞的子宮之中；那就是他永恆持續的時間，被當成一個活在世上的人用日、月、年來計算；那就是全能的上帝受到鞭打並釘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他毫無知覺的本質也會感受到痛苦和煩惱；那就是他的全知無法免於無知；那就是生命和不朽的源泉在髑髏地的山頭絕滅。

這麼多令人驚異的結果，拉奧狄凱亞主教阿波利納裡斯，一位教會中極為傑出的人物，全都直截了當毫不羞愧地予以承認。阿波利納裡斯的父親是一位博學的文法家，身為他的兒子精通希臘所有的學科，就把自己著作中極為突出的口才、知識和哲學，全部用很謙恭的態度拿來為宗教服務。他是阿塔納修斯的莫逆之交，也是尤里安的強硬敵手，與阿里烏斯派和多神教徒進行難分難解的鬥爭。雖然他愛好驗證幾何學定理的嚴謹，他的評論卻顯露出《聖經》那文學和寓言的風格。經過長期堅持到底的努力，他把一種神秘的觀念定義為一種專門的形式，須知民眾的信仰一直非常放任自由，這種神秘觀點就長期漂浮其間。

阿波利納裡斯首先提出「基督一性化」這一令人難忘的說法，直到目前為止，在亞洲、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的教堂，這種觀點仍舊引起敵對情緒的反擊。他提出的理論是上帝的神格和人的身體聯合或混合在一起，永恆的智慧「邏各斯」在血肉之軀中取代靈魂的位置和功能。然而這位學問深奧的神學家常為自己的冒失感到煩惱，難免會說些含糊不清的詞句，用來表達自己的歉意或者想有所解釋。希臘哲學家過去對人的靈魂用理性和感情所做的區分，阿波利納裡斯對此抱持默認的態度，這樣他就可以保留邏各斯用於智慧的功能，而將人類的從屬性質比擬動物生活的低等行為。他有點像溫和的幻影派信徒，把瑪利亞尊為精神而非肉體的基督之母，耶穌那不動感情和永不腐化的肉體來自上天，或者是吸取或轉化為神的本質。

阿波利納裡斯的神學體系受到亞洲和敘利亞神學家的猛烈抨擊，這些學派與巴西爾、格列高利和克利索斯托有密切的關係，藉著他們的名望受到當代人士的尊敬，當然也會受到狄奧多魯斯、狄奧多爾和聶斯托利的牽連，而被大眾唾棄。但就年邁的拉奧狄西亞主教本人來說，他的品德和尊嚴並沒有受到任何的侵犯，他的對手雖然沒有待人寬厚的弱點，但難免會為他那新奇的論點感到驚愕不已，因而對正統教會的最後裁決感到不妥。教會的判斷最後傾向於贊同他的對手，阿波利納裡斯的異端邪說受到譴責，他的門徒在各地與正統教會分離的集會，受到皇家法令的取締。但是他的教義仍舊在埃及的修道院中私下流傳，狄奧菲盧斯和西裡爾陸續成為亞歷山大裡亞的教長，阿波利納裡斯的敵人還會感到這兩位教長的憤恨。


 (五)正統教會的神學見解和言辭辯論

乞憐的伊比奧尼派和想入非非的幻影派受到排斥被人遺忘，由於阿波利納裡斯產生錯誤，最近出現狂熱反對的現象，似乎使正統基督徒和塞林蘇斯的雙性論達成了妥協。他們沒有結成暫時和偶然的聯盟，而是進而制定一個完美的上帝與完美的人，產生實質、堅固和永恆的聯合，是三位一體的第二位與一個理性靈魂和人類肉體的聯合，這種狀況直到現在還得到我們的贊同。在公元5世紀初葉，兩種性質的結合是教會盛行一時的理論。各個方面都公開宣稱，這兩者的共存模式是我們的頭腦所無法想像，我們的言語所無法表達的。有些人極其擔心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會混淆不清，又有些人極其害怕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會彼此分離，然而在這兩類人之間，存在著秘密不為人知而又無法消除的歧見。他們為宗教的狂熱所迫，急著要避開原來的錯誤，雙方都認為這種錯誤有害於真理和得救。他們對於兩個性質的聯合與區分，不論在哪一方面都想極力保全，更要盡心盡力去為之辯護，為了消除懷疑和誤解，要發展語言形式和學術用語。

他們鑒於觀念和用語的貧乏，只有努力從藝術和自然中尋找所有可用的比喻，每種比喻在解釋一個無與倫比的神秘論點時，又會誤導他們原有的想像。在論辯的顯微鏡下，一顆原子放大成為一個怪物。每一邊又竭盡全力牽強附會地從對方的理論和原則之中，硬要引出荒謬和褻瀆的結論，然後再加以渲染和誇大。他們相互之間避不見面，曲折繞越黑暗和僻遠的樹叢，直到他們帶著極其驚愕的神色，看到塞林蘇斯和阿波利納裡斯可怕的幽靈，守護在神秘迷宮的出口。他們在看到理念和異端的曙光的一剎那，就大吃一驚停了下來，接著慢慢縮回腳步，再度陷入正統教義無法透視的幽暗深處。他們犯下不可寬恕的錯誤，為了滌清罪孽或免除譴責，矢口否認原來的論點，重新解釋他們主張的原則，原諒自己的輕率和魯莽，一致同意發出齊心協力和信仰虔誠的呼聲。然而一個隱匿幾乎無法看見的火花，仍舊埋藏在爭論的灰燼之中，只要刮起偏見和憤怒的陣風，很快就會燃起漫天的火焰。東部各教派那些咬文嚼字的爭論
[301]

 ，已動搖了教會和國家的基礎。


 二、亞歷山大裡亞教長西裡爾的宗教信念和強勢作為(412—444 A.D.)

亞歷山大裡亞的西裡爾，這個名字在教會的爭論史上非常響亮，而加上聖徒的頭銜，則表示他的見解和他的派係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他的叔父是總主教狄奧菲盧斯，與其在一起的生活使他接受了正統教會有關熱忱和統治的教誨，後來在鄰近尼特裡亞沙漠的修道院中，度過了青春年華的5年時光，對他有很大的裨益。他在塞拉皮昂院長的教導下，不辭辛勞全力進行神學研究，僅是一次通宵不睡，他就讀完了《聖經新約全書》的四福音書，八卷的普通書信集
[302]

 和《羅馬書》。他非常討厭奧利金，但是對克萊芒、狄奧尼休斯、阿塔納修斯和巴西爾的著作卻愛不釋手。教義和實踐的辯論，使他的信仰更為堅定，他的大腦變得更為敏銳，他將富於學術價值的神學理論，從自己的修行住所為核心，像蛛網一樣向四周擴展，不斷沉思和推敲寓言和形而上學的作品，現在還余留七卷冗長的對開本，毫無聲息放在對手的身邊。

西裡爾在沙漠裡祈禱和齋戒，但是他的思想仍然留戀塵世(這是一位朋友對他的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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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奧菲盧斯召喚他到喧囂的城市參加宗教會議，懷揣著雄心的隱士立即同意前往。他獲得叔父的認可接受教職，成為頗有名氣且受人歡迎的傳道士。他那風度翩翩的姿態使得講道更為生動，清脆悅耳的聲調在大教堂吸引更多的聽眾，他的朋友被安排在適當的位置，好引起或附和大家的掌聲。書記用倉促的記錄保存他的講道詞，就效果而非文采而言可以與雅典的演說家一比高下。狄奧菲盧斯的過世，使身為侄子的西裡爾更能擴展勢力和實現理想。亞歷山大裡亞的教士分裂成兩個陣營，士兵和將領支持副主教的權利要求，但是那批勢不可當的群眾，用聲音和雙手支持受到敬愛的教士，經過漫長的39年時光，西裡爾終於坐上了阿塔納修斯的寶座(公元412年10月18日—44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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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時的狀況而論，西裡爾的野心已經獲得應有的獎賞，遠離宮廷的掌握，身為重要首府的領袖，現在的頭銜是亞歷山大裡亞的教長，逐漸篡奪行政長官的地位和權勢。城市的公立或私立慈善機構全部由他掌握，只要一句話就可挑起或平息民眾的情緒，人數眾多和宗教狂熱的帕拉波拉尼
[305]

 全都盲目服從他的命令，這些人因為職務的關係，見慣了死亡的場面。這些基督教主教的世俗權力之大，使得埃及各地的行政首長都感到畏懼或憤怒。西裡爾對於迫害異端極為熱衷，為了能順利展開他的統治，大力鎮壓諾瓦替安派信徒(413—415 A.D.)，這是最無辜而又無害於人的教派。他禁止他們舉行宗教儀式，在他看來是合乎正義和至當的行為；沒收他們神聖的器具，根本不在乎犯下褻瀆神聖的罪行。

獲得特權和寬容的猶太人，現在已經增加到4萬人，他們的權利得到愷撒和托勒密王朝所制定的法律，以及自亞歷山大裡亞建城以來長達700年禁令的保護，然而在沒有任何法律判決和皇室命令的情況下，教長竟在一天清晨率領暴民攻打各處的猶太會堂。猶太人沒有武器也毫無準備，根本無法抵抗，他們用來祈禱的聖堂全部被夷為平地，這位身為主教的武士將搶來的物品賞給部隊以後，把殘留下來還未信仰基督教的猶太土著，全部趕到城外。西裡爾或許可以為自己的行為提出辯護，說是猶太人因為富有而變得傲慢無禮，他們對基督徒抱著同歸於盡的仇恨，在不久以前一次惡意安排的動亂中(當然也可能是偶發事件)，讓基督徒流血喪命。這樣的罪行理應受到行政官員的譴責，但是在任意殘殺的暴行中，無辜的民眾和罪犯混雜在一起，結果失去了一群富有而勤奮的移民，使得亞歷山大裡亞變得貧窮不堪。

西裡爾的宗教狂熱已經犯下《朱利安法》所列舉的罪行，但是軟弱的政府和迷信的時代卻使他逍遙法外，甚至還受到大眾的讚揚。奧列斯特曾經提出控訴，但是公正的訴狀很快為狄奧多西的大臣所遺忘，只有一個教士對其懷恨在心，表面裝出原諒這位埃及的行政長官的樣子。當奧列斯特的座駕經過街頭時，遭到500名尼特裡亞派僧侶的攻擊，衛兵看到這群沙漠的野獸只有逃跑。他認為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也是正統教會的信徒，對他們的行動提出抗議，得到的回答是被投擲一陣石塊，奧列斯特被打得滿臉鮮血淋漓。亞歷山大裡亞忠心的市民趕來救援，正義很快得以伸張，用手打傷他的僧侶當場受到制裁，阿摩尼奧斯死在扈從校尉的杖下。西裡爾下達命令將阿摩尼奧斯的屍體抬起來，用莊嚴的行列送到大教堂，並且將名字改為義士索馬修斯，他的墳墓裝飾著殉教紀念碑，教長登上講壇，為這名兇手或暴徒發表感人的賀詞。類似這樣表示敬意的舉動，可能會激勵忠誠的信徒加入他的陣營，聽從聖徒號召去勇敢戰鬥和從容起義。

很快在他的指使和推動之下，一名處女白白犧牲性命，這名女性信奉希臘的宗教，與奧列斯特交好。海帕蒂婭是數學家塞昂的女兒，從小接受父親的教導，能夠撰寫見解精闢的註釋，有助於闡明阿波羅尼烏斯和狄奧凡圖斯的幾何學，同時她分別在雅典和亞歷山大裡亞，公開教授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個性溫柔的少女不僅美麗大方而且思想開明，拒絕男女之情，只願教導門徒向學求知，許多知名之士迫不及待前來拜訪這位女哲學家。西裡爾看到成群的馬匹和奴隸擁擠在學院的門口，心中感到極為嫉妒。在基督徒中間流傳一種謠言，說是行政長官與總主教之所以無法和解，問題出在塞昂的女兒，因此這個障礙很快就被排除。在四旬齋神聖的節期內一個可怕的日子，海帕蒂婭被人從車子裡拉出去，剝光衣服拖進教堂。讀經師彼得帶著一幫狂熱的信徒，用非常野蠻而殘酷的方式將她殺死。他們用鋒利的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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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她的肉從骨頭上刮下來，還在抽搐的手足被肢解下來丟進火裡。公正的調查和定罪的懲處因為送禮行賄而中止，但是海帕蒂婭的謀殺案，對於亞歷山大裡亞的西裡爾而言，在品德和宗教上都留下無法洗刷的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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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君士坦丁堡教長聶斯托利異端思想的形成(428—431 A.D.)

迷信償還一位處女的血債，可能比放逐一位聖徒收效更大。西裡爾陪伴他的叔父前往橡樹嶺，參加行事極為偏頗的宗教會議。當克利索斯托受到懷念和崇敬獲得平反時，狄奧菲盧斯的侄兒領導一個即將滅亡的派系，仍舊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過去對克利索斯托的判決非常公正，經過冗長的拖延和頑固的反抗都沒有發生效用以後，勉強認同正統基督徒世界的普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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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仇視拜占庭大主教完全基於利害關係，倒不是一時的情緒衝動。他始終羨慕這個職務的有利地位，能夠與皇家宮廷建立直接的來往，同時又害怕他們有傲慢自大的野心，要壓迫歐洲和亞洲的各大都市，侵入安條克和亞歷山大裡亞所在的行省，用帝國的邊界來定出教區的範圍。阿提庫斯是個性溫和的篡奪者，在接替克利索斯托的寶座以後，長期以來保持寬厚仁慈的作風，能夠暫時緩和東部這些教長的敵對情緒。但是一位更值得尊敬和仇視的對手現在被擢升，終於喚醒了西裡爾。

經歷君士坦丁堡主教西西尼烏斯短暫而混亂的統治以後，皇帝總算決定了最好的人選，以安撫教士和民眾的派系。皇帝聽從輿論的建議，破格任用才能卓越的陌生人(公元428年4月10日)。聶斯托利是安條克的僧侶，出生在日耳曼尼西亞，他的生活非常嚴謹而且講道的口才極佳，於是受到推薦。他第一次到講壇為信仰虔誠的狄奧多西宣講教義，卻顯露出宗教狂熱的苛刻和暴躁。他大聲疾呼：「啊!愷撒!給我一片清除異端邪說的土地，我會用天國來回報。請你跟我一起去消滅異端，我就會與你去消滅波斯人!」好像他們真的事先簽好協定一樣，君士坦丁堡的教長在5天以後，對所發現的阿里烏斯派秘密集會場所，展開奇襲和攻擊的行動。這些教徒寧死也不屈服，絕望中所點燃的大火，很快延燒到鄰居家中，聶斯托利的勝利被安上「縱火者」的罪名。在赫勒斯滂海峽的兩岸，主教憑借他的氣勢和精力為信仰和紀律制定嚴苛的法則。而一旦對復活節的日期按照年代記載推算錯誤，則被當作違犯教規和國法的罪人加以懲處。呂底亞、卡裡亞、薩爾代斯和米利都這幾個地方，之所以能夠洗淨他們的罪孽，全部靠著頑固的十四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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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流出的鮮血。皇帝的詔書也可以說是教長的指示，對於異端的罪行和懲罰列舉23種等級和宗派。但是這把宗教迫害的利劍，被聶斯托利拿在手裡瘋狂舞動，很快要指向自己的胸膛。宗教不過是一種借口，要是依據當時一位聖徒的研判，主教戰爭的真正動機完全出於個人的野心。

聶斯托利屬於敘利亞學派，受到教導要對混淆兩種性質的邪說保持憎恨的態度，必須精細區分「上主」耶穌的神性和「人主」基督的人性。他把神聖的處女尊為基督的母親，自從與阿里烏斯派的爭論開始以來，她無形中被加上「上帝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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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頭銜，被很冒昧地採納接受，聽起來真是刺耳。教長的一位朋友，後來甚至連教長本人，都在君士坦丁堡的講壇上，一再反對使用或濫用這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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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況這個稱呼使徒根本沒提過，教會也沒有認可，只會使膽怯的人感到驚慌，單純的人受到誤導，不信的人拿來消遣，好像可以拿來對比，證明奧林匹斯眾神的古老譜系非常正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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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斯托利在平靜的狀況下也會承認，只要兩種性質的結合能夠在選擇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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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說得通，倒也無可厚非，但是最使他無法容忍的事，在於否定一個新生的嬰兒，就是禁止對幼年上帝的崇拜；使他更為氣惱的做法，是從生活的婚姻或社交的伴侶中，去尋找那並不適宜的對比，並且把基督的人性當成神性的袍服、工具或帳幕。

褻瀆上帝的聲音使得聖殿的大柱發生震動，聶斯托利那些無法取勝的對手，不管是基於虔誠的信仰還是個人的情緒，都要發洩他不當言辭所引起的憤怒(429—431 A.D.)。拜占庭的教士私下對一個外鄉人的闖入極為不滿。無論多麼迷信和荒謬的事物，都可以要求僧侶的保護，只要把一切榮譽歸於主保聖母，就會使人民產生興趣。主教的布道演說及聖壇前的禮拜儀式，總是受到叛亂叫囂聲的干擾；一些另有打算的會眾拒絕承認他的權威和道理，帝國只要掀起任何風潮總要帶來爭論；戰鬥者在劇院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音，就會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修道院小室引起迴響。西裡爾有責任要教化眾多的僧侶，使他們免於宗教的狂熱和無知，他在亞歷山大裡亞的學校裡，受到一性論肉身成聖的啟迪，並且對此供認不諱。

阿塔納修斯的繼承人在運用武力對付另一種阿里烏斯派時，只考慮自己的虛榮和野心，殊不知這位敵人在教會階級中居於第二把交椅，比起阿里烏斯派勢力更大罪孽更深。敵對的高級教士間保持一小段時間的聯繫，他們的通信中用尊敬和仁慈等極為空洞的言語，來掩飾相互之間的仇恨。過沒多久，亞歷山大裡亞的教長向君王和人民、東部和西部，公開譴責拜占庭的主教犯下滔天大罪。他從東部特別是安條克，獲得的回應是寬容和沉默的曖昧建議，雖然同時向雙方提出，實際上偏向於聶斯托利。梵蒂岡張開雙臂歡迎來自埃及的信使，這種懇求正好迎合切萊斯廷一世
[314]

 的虛榮心。一個僧侶的偏頗觀念竟會決定教皇的信仰，何況這位教皇和他的教士，對於希臘人的語言、藝術和神學根本是一竅不通。切萊斯廷召開意大利的宗教會議，權衡雙方說辭和整個情況，贊同西裡爾提出的信條，斥責聶斯托利的心態和人品，罷黜異端分子的主教職位，給他10天時間發表皈依和悔改的聲明，並且將這個草率非法的判決交給他的敵人去執行。亞歷山大裡亞的教長發出如天神霹靂一擊的時候，暴露出凡夫的過失行為和執迷不悟，他那十二條破門律
[315]

 仍在折磨一些身為正統基督教徒的奴隸，他們敬重這位聖徒的所作所為，但是沒有失去對卡爾西頓宗教會議的忠誠。這些難以滌清污點的大膽言論，難免沾染阿波利納裡斯異端邪說的色彩，但是聶斯托利嚴肅而又真誠的表白，使現代更為明智而且立場公正的神學家感到滿意。
[316]




 四、第一次以弗所大公會議引起東方教派的反對(431 A.D.)

然而，無論是東部的皇帝還是大主教，都不願服從一個意大利教士的命令，一致要求召開正統基督徒的宗教會議，也可以說是希臘教會的宗教會議，認為是唯一可以平息或解決神學爭論的辦法。水陸交通極為便利的以弗所被選為會議地點，開會日期訂於聖靈降臨節
[317]

 (公元431年6月—10月)。開會通知送到每座大城市，派出警衛來保護這些神父，並且限制他們的行動，除非上天的秘密和世間的信仰獲得解決，否則全部不准離開。聶斯托利的光臨不像是一名罪犯倒像是法官，不是靠著跟來的高級教士的人數，而是靠他們所具有的份量；他的身邊都是強壯的奴隸，來自宙克西普斯浴場，全副武裝可以用來打擊敵人或者保護他自己。但他的敵手西裡爾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的武器，力量顯得更為強大，50位埃及主教在後面追隨，對於皇家的會議通知，無論是文字內容還是實際意義，全部不予理會。這些主教都在期待教長的點頭示意，讓大家知道他已經獲得聖靈的感召。

西裡爾早已與以弗所的門農主教結成關係密切的同盟；這位亞洲的專制總主教在私下安排，僅他這部分就有30到40張主教票不會投給聶斯托利。大批農民是教堂的奴隸，湧入城市，要用打鬥和叫囂支持形而上的爭論。聖母的遺體被安葬在以弗所的城牆之內
[318]

 ，這份榮譽也激起人民的宗教狂熱。從亞歷山大裡亞開航的船隊裝載著西裡爾和埃及的財富，隨船帶來大批水手、奴隸和宗教狂熱分子，他們盲目追隨聖馬可和上帝之母的旗幟。參加會議的神父和警衛看到這些戰鬥的隊伍，都感到大吃一驚。那些反對西裡爾和瑪利亞的敵手在街頭遭到侮辱，或是在住處受到威脅。西裡爾的雄辯和慷慨使追隨他的人數與日俱增，這位埃及人估計很快就能有200名主教聽從他的召喚和驅使。
[319]

 但是十二條破門律的始作俑者，不僅預見到也害怕安條克的約翰會加以反對。安條克的約翰這時正帶著人數較少的隊伍，包括各大城市受尊敬的主教和神職人員，從遙遠的東部首府一路緩行過來。

西裡爾等得非常心急，認為這是故意的拖延行為，應該受到譴責
[320]

 ，於是宣佈在聖靈降臨節後的第16天開始會議。聶斯托利完全靠著東部的朋友到場幫忙，就像他的前任克利索斯托一樣堅持原則，否定敵手有下達指示的權力，更不聽從開會的通知。敵人匆忙安排對聶斯托利的審判，而由原告坐在主審官的座位上。在68位主教中，22位兼有大主教的職稱，提出溫和而自製的抗議，為他的案子進行辯護，結果被同教的弟兄趕出會場。坎狄狄安用皇帝的名義要求會議延後4天，這位褻瀆神聖的官員受到侮辱，聖徒的集會用暴力把他驅逐出去。整個重大事件在夏季的一個白天完全處理完畢(6月22日)，主教個別發表意見，但是這種表態雷同的格調，可以顯示出有人在暗中指使，不僅發揮影響力，還進行操控。這個主謀的行為受到指責，因為他的惡例，使得作證和簽名無法取信於人。大家毫無異議認為，西裡爾的書信符合尼西亞教條以及神父的教義。但是他們從聶斯托利的講道詞和書信中，斷章取義摘錄若干詞句，夾以革出教會和破門律的詛咒，因此免除這個異端分子的主教職位，剝奪他的聖職榮譽。把聶斯托利當成新猶大所惡意簽發的判決書，張貼在以弗所的街頭，並且派人大聲宣佈。那些疲憊不堪的高級教士從上帝之母的教堂裡走出來，被當作為她衝鋒陷陣的勇士，受到大眾的歡呼。為了慶祝她的勝利，那個夜晚真是燈火通明，歌聲四起，人潮洶湧。

到了第5天(6月27日)，東部主教的抵達以及他那氣憤填膺的表情，使西裡爾的勝利大為失色。安條克的約翰在旅社的房間裡，來不及撣去鞋子上的塵土，便匆忙接見了皇帝的大臣，坎狄狄安向他敘述了他企圖預防或阻止埃及人一意孤行，現在卻完全失敗的努力。同樣的倉促行事和一意孤行，50位主教參加了東部的宗教會議，他們罷黜西裡爾和門農的主教職務，並且在十二條破門律中，譴責阿波利納裡斯異端是絕對的惡毒，並且把亞歷山大裡亞的大主教描繪成惡魔，從出生到接受教育都是為了要毀滅整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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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的寶座雖遙不可及，但是他們決定馬上賜福以弗所的羊群，給他們找一位虔誠的牧人。門農保持高度的警覺，發現狀況不對就關起大門，讓一支強大的守備部隊進駐主座教堂。軍隊在坎狄狄安的指揮下立即發起進攻，外圍的哨兵很快被擊退，有的死於劍下，但是整個教堂固若金湯。圍攻的人員開始撤退，結果受到猛烈的追擊，損失乘騎的馬匹，很多士兵被棍棒和石塊打成重傷。以弗所這個聖母之城陷於暴亂、騷動、叛逆和殺戮之中。敵對的宗教會議指使他們的御用機構，向對方宣判破門罪和開除教籍的處分。

在敘利亞和埃及兩個派系相互攻訐和各說各話的陳述中，狄奧多西的宮廷混淆不清，無法辨別是非。在那極為忙亂的3個月裡，皇帝竭盡諸般手段，想要調停這一次的神學爭執，其實最有效的辦法是置之不理和表示藐視。他試圖使用一般的審判方式，做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用來除去或恐嚇雙方的領導人物；他對派往以弗所的負責官員授以極大的權限及軍事力量；他要兩派各選出8位代表到首都附近集會，遠離為群眾狂熱所感染的地區，開誠佈公討論雙方的歧見。但是東方的人士拒絕屈服，正統基督教會認為人數眾多還有拉丁同盟，反對接受聯合或寬容的條款。最後個性溫和的狄奧多西忍無可忍，在震怒之中驅散了主教所產生的動亂，經過13個世紀漫長歲月以後，誰知第三次基督教聯合會議又出現這種古老的場面。虔誠的君王說道：「上帝可以作證，我沒有引起這場混亂。上天知道誰是罪人，必定對他施加處罰。你們回到行省以後，只有靠著自己的德行，來補救這次集會所造成的災難和羞辱。」他們回到各自的行省，但以弗所大公會議帶來不安的情緒，現在瀰漫到整個東部世界。經過3次堅持到底和勢均力敵的戰役以後，安條克的約翰與亞歷山大裡亞的西裡爾，終於解釋清楚，可以握手言和，但是這種表面的再度聯合，歸於雙方都需審慎從事，並非理性考量的結果，只能說是雙方都已睏倦不堪，而不是教長能發揚基督教仁慈為懷的精神。


 五、宗教戰爭下西裡爾的勝利和聶斯托利的放逐(431—435 A.D.)

拜占庭大主教為了詆毀埃及對手的人格和行為，早在皇帝的耳邊灌輸種種帶有偏見的言辭。隨著開會的通知附上一封滿是威脅和抨擊的書信，指責他是鑽營、無禮和猜忌的教士，混淆人們簡樸的信仰，擾亂教會和國家的安寧，並運用權謀分別給狄奧多西的妻子和妹妹寫信，這種行為可以明確認定，是為了在皇室內部散佈不和的種子。接到君王嚴厲的命令後，西裡爾來到以弗所，他在那裡遭到行政官員的抵制、威脅和囚禁，這些官員應聶斯托利和東部人士的要求，已經在呂底亞和愛奧尼亞集結軍隊，要鎮壓教長那批充滿宗教狂熱而又不遵法度的隨員。西裡爾毫不考量皇帝是否會賜予恩典，逃過警衛的看守匆忙上船，拋棄已經四分五裂的宗教會議，退回安全而又自主的教長城堡。他那兩名手腕高明的使者在派往宮廷和都城以後，竭力平息皇帝的怒氣，懇求他的寬容，都能得到善意的回應。阿爾卡狄烏斯的兒子個性軟弱，受到妻子、妹妹、宦官和宮中婦女相互矛盾的影響，立場始終搖擺不定，她們的情緒受到迷信和貪婪的控制，身為正統教會的頭目，對前者極力危言聳聽，還要盡力滿足後者的需要。

君士坦丁堡和近郊修建了多所修道院，地位聖潔的院長達爾馬提烏斯和優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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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將宗教的熱忱和忠心奉獻給西裡爾的理想、瑪利亞的崇拜和基督的統合。他們從僧侶生活的第一天開始，就不與塵世打交道，也不願踏上城市污穢的土地，然而自從教會出現可怕的危機，他們的誓言被極為崇高而又絕對必要的責任取代，於是他們帶領一大隊僧侶和隱士，手裡拿著點燃的蠟燭，口中唱著頌揚「上帝之母」的讚美歌，從他們的修道院奔向皇宮。這個前所未有的壯舉使人民極為興奮和激動，害怕得發抖的君王傾聽聖徒的祈禱和訴求。他們提出大膽宣告，要求皇帝接受阿塔納修斯的繼承人並且贊同他的信條，否則就沒有希望獲得上帝的救贖。同時對通往帝座的每條道路都展開「金錢攻勢」，在「頌詞」和「祈福」這些光明正大的名義之下，所有廷臣無論性別，按照他們的權勢和貪念，得到數目不一的賄賂。他們無厭的需求，卻等於把君士坦丁堡和亞歷山大裡亞的聖所洗劫一空。教長的權威也無法壓制教士的抱怨，為了支付可恥的腐敗伎倆所需的費用，已經負下6萬鎊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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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爾喀麗亞使她的弟弟免於承受帝國的重擔，是正統教會最堅固的支柱。宗教會議的雷霆之聲和宮廷的竊竊私語，產生如此密切的利害關係，西裡爾能夠保證即使弄走一個宦官，換上一個還是會得到狄奧多西的重用。然而，這位埃及人還是無法吹噓自己能獲得光榮和最後的勝利。皇帝表現出乎尋常的堅定氣概，要信守諾言保護無辜的東部主教。西裡爾盡量軟化心意不要下達破門律，在他能對不幸的聶斯托利展開全面的報復行動之前，只能用曖昧不清和勉為其難的態度，承認基督的雙重性質。

聶斯托利生性魯莽固執，一直到宗教會議結束，始終受到西裡爾的壓迫、宮廷的辜負和東部朋友微弱無力的支持。恐懼或氣憤的情緒使他想要趁著時機未晚，能夠很風光地自願退位。他的願望或至少是他的請求獲得允許，盛大的隊伍將他從以弗所護送到安條克，進入早期修行的古老修道院。留下的職位空了很短一段時間，他的接班人馬克西米安和普羅科盧斯，相繼成為君士坦丁堡合法的主教。但是，那位被黜免的主教在孤寂的斗室之中，再也無法適應普通僧侶的清靜與安寧。他對過去感到遺憾，對現在表示不滿，對未來心懷憂慮也不是沒有道理。東部的主教相繼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排除在一切活動之外；分裂的派系把聶斯托利尊為信仰堅定的聖者，現在人數已經日益減少。他在安條克居留4年以後，狄奧多西簽署一份詔書，把他列為術士西門之流的人物，取締他的言論和追隨者，譴責他的著作並收集起來燒燬，先是把他流放到阿拉伯的佩特拉，最後將其送到利比亞沙漠的一處綠洲，就像身處孤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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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被放逐者雖然已經與教會或世界喪失接觸，偏頗的見解和戰鬥的意識所引起的怒氣卻仍舊縈迴心頭。一個布倫米人或努比亞人的遊牧部落，入侵那個監禁他而又非常偏僻的地點，離開時留下一批無用的俘虜。等到聶斯托利剛抵達尼羅河的岸邊，他就發現狀況不妙，不如離開一個有正統教會的羅馬城市，寧願到蠻族去過較為溫和的奴役生活。他的逃走被當作一項新的罪行受到懲治。教長的精神影響力對埃及民事和教會的權勢人物產生激勵作用，行政官員、士兵和僧侶基於虔誠的信仰，要折磨基督和聖西裡爾的敵人。在遙遠的埃塞俄比亞領土，這位異端分子不停地被押送進去接著又召喚回來，反覆的旅程極其艱困而又勞累，衰老的身軀實在是無法忍受。然而他的心靈仍舊鬥志高昂，保持獨立的見解。蒂巴伊斯市長為他寫給信徒的牧函而驚訝不已，亞歷山大裡亞的正統教會暴君去世時他還健在，經過16年的流放之後，卡爾西頓的宗教會議或許會恢復他在教會的職位，至少也應該讓他重回過去的生活。聶斯托利的逝世使他無法接受他們衷心歡迎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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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疾病的傳聞帶著惡意中傷的色彩，說他的舌頭是褻瀆的工具，竟然被蟲子吃掉。他的遺體埋葬在上埃及名叫克姆尼斯或潘諾波裡斯或阿克米的城市，但是雅各派信徒永不消失的怨毒之心，仍舊保持數代之久，一直對著他的墳墓丟石頭，到處散播不經的傳聞，說是上天對於正直和邪惡的人遍灑雨露，雨露卻從來沒有落在他的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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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惻隱之心使人難免要為聶斯托利的不幸下場流淚歎息，但正義之士卻可以清楚看出，正是他所極力贊同而且施加於別人的迫害使他自己身受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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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優迪克的異端邪說和以弗所第二次大會(448—449 A.D.)

亞歷山大裡亞大主教在統治32年以後過世，拋下正統基督徒任憑他們發洩宗教的狂熱和濫用勝利的特權。在埃及的教會和東部的修道院中，定出嚴格的規定，只能宣揚一性論的教義(只有一個神性的化身)，阿波利納裡斯的原始信條因得到西裡爾的認可而獲得保護。優迪克是受到他尊敬的朋友，這個名字被用來稱呼一個派系，始終與聶斯托利的敘利亞異端針鋒相對絕不相讓。他的敵手優迪克是修道院的院長，或是兼管幾個修道院的方丈，也可能是300位僧侶的監督。要不是拜占庭大主教弗拉維安的冒失或氣憤，像這樣的醜聞就不會呈現在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眼前，那麼思想簡單而又大字不識的隱士所提出的意見，就會消失在他躺臥達70年的斗室之中了。本派的宗教會議立刻召開，會議程序受到囂鬧和陰謀的阻撓，年紀很大的異端分子在驚愕之餘，不得不承認基督的肉身並非來自處女瑪利亞的實體。優迪克提出單方面通過的信條，要訴諸大公會議的議決，他的作為得到教子克裡薩菲烏斯，以及幫兇狄奧斯科魯斯的大力支持，克裡薩菲烏斯是皇宮中最有權勢的宦官，而狄奧斯科魯斯則繼承狄奧菲盧斯侄兒的寶座、信條、才華和罪惡。

狄奧多西特別發出開會通告，以弗所第二次大公會議(公元449年8月8—11日)的安排非常用心，包括東部帝國的6個大教區，每個教區有10位都主教和10位主教出席，除此之外還邀請受到重用和才德出眾的人士，參加人數增加到135人。敘利亞的巴爾蘇馬斯作為僧侶的領袖和代表也參加了會議，和使徒的繼承人一起投票。作風專制的亞歷山大裡亞教長再度對自由辯論施加壓力，同樣的精神和物質武器再次從埃及的武庫中取出。來自亞洲的老兵是一隊射手，聽從狄奧斯科魯斯的命令加入戰爭。勢力強大的僧侶不可理喻又無惻隱之心，圍攻主教座堂的門戶。普遍的看法是，不受任何約束的神父們全盤接納了西裡爾的信念，甚至包括他的仇恨。對於一些最有學問的東方人所倡導的雙重性質邪說，指名道姓連同他們的作品進行嚴正的指責：「趕快用刀將那些分割基督的人劈成兩半吧!把他們剁成肉醬!把他們活活燒死!」這些就是基督教宗教會議所表現的慈悲心腸。

優迪克的清白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沒有受到留難，獲得了認可。有些高級教士特別是來自色雷斯和亞洲地區的那些，卻不願因為狄奧斯科魯斯的行使或濫用合法的審判權，就廢除他們的教長(弗拉維安)目前保有的職位。狄奧斯科魯斯站在寶座的踏板上，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姿態。這些主教跪下抱住他的膝蓋，懇求他饒恕一位神職弟兄的過失，讓他保留一點顏面和尊嚴。冷酷無情的暴君怒吼道：「你們要造反不成？誰在這裡負責？」話還沒說完，就有一大群僧侶和士兵，手裡拿著棍棒、刀劍和鏈條湧進教堂，面無人色的主教躲在聖壇後面或條凳底下，這些人都沒有殉教的熾熱情緒，先後在一張空白羊皮紙上簽名，然後再寫上譴責拜占庭大主教的詞句。弗拉維安在這個折磨心靈的競技場上，立即落入一群野獸的手中，這些僧人在巴爾蘇馬斯做出榜樣的刺激之下，紛紛要為基督所受的傷害報仇雪恥。據說亞歷山大裡亞的教長大聲咒罵君士坦丁堡的同教弟兄，將他打倒在地以後還用腳踐踏。毫無疑問，受害者還沒有到達流放的地點，在第三天就因受到內傷而死於以弗所。有人主持公道，把第二次大公會議稱為強盜和兇手的集會。然而，那些控訴狄奧斯科魯斯的人，一定會誇大他的暴行，好為自己怯懦和前後矛盾的行為脫罪。


 七、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和基督教信條的建立(451 A.D.)

埃及的信仰贏得壓倒性的勝利，但是失敗的教派卻得到一位教皇的支持，他對於阿提拉和根西裡克的敵意毫無所懼。利奧的神學理論以及名聲響亮的巨著《書信集》，裡面闡明天主降臨及道成肉身的奧秘，以弗所的大公會議對這件事未予理睬。他和拉丁教會的權威，在他們派出的使者身上受到了侮辱，這些人逃脫苦役和死亡，回來以後敘述狄奧斯科魯斯的暴虐行為，還有弗拉維安殉教的悲慘故事。利奧召開行省的宗教會議，廢除以弗所不合規定的議事程序，然而他本身的做法也未能盡合規定，於是要求在意大利自由信奉正統教義的行省，召開一次全國宗教大會。羅馬主教成為基督徒的領袖，坐在獨立的寶座上發號施令，毫無危險。普拉西狄婭和她的兒子瓦倫提尼亞，一字不易在他的命令上簽字，拿來告訴在東部的君主，應該恢復教會的和平與統一。但是東部皇室的戲碼受到那個手法高明的宦官操縱，狄奧多西可以毫不猶豫地宣稱，聶斯托利點燃的大火在受到公正的懲罰以後已經熄滅，教會已獲得最後的和平與勝利。要不是皇帝的坐騎幸運踣地不起，希臘人或許還與一性論的異端邪說牽扯不清。

狄奧多西二世逝世後，身為正統基督徒的姐姐普爾喀麗婭，以及有名無實的丈夫共同登上帝座。克利薩菲烏斯被定罪用火燒死，狄奧斯科魯斯遭到罷黜下台，流放的人員無罪開釋，東部的主教開始預約利奧的巨著。然而教皇對心儀的計劃感到失望，拉丁的宗教會議沒有如期召開。他對於主持希臘的宗教會議感到不屑，何況還要很快在比提尼亞的尼斯召開。他派出的代表團用很專橫的口氣，要求皇帝御駕親臨。在馬西安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議員監督之下，疲憊不堪的神父被轉送到卡爾西頓。離開博斯普魯斯海峽約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一個坡度平緩而又地勢高起的山頂興建聖優菲米亞大教堂。整個建築的三重結構可以稱之為藝術和工程的奇跡，視野開闊寬廣無垠的海陸景色，使得信徒在內心產生寧靜的情緒，默思上帝和宇宙的奧秘。630位主教按照位階排列在教堂的正廳，但是東部的教長前面是代表團，其中第三位只是一位普通的神職人員。最尊貴的位置保留給20位俗家人員，都是執政官和元老院議員的位階。大廳的正中央放著裝飾得非常華麗的福音書，教皇和皇家的主要官員還在仔細推敲有關信念的規章，使得卡爾西頓大公會議的第十三次會期呈現出一片祥和之氣(公元449年8月8—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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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干預使得放縱的叫喊與咒罵靜寂無聲，雖然可以維持教會的尊嚴，但是做法還是有失偏頗。

代表團提出正式的控告以後，狄奧斯科魯斯被迫走下寶座，成為階下之囚，審判官已經將他視為罪犯。那些仇視西裡爾更甚於聶斯托利的東部人，都把羅馬人看成自己的救星：色雷斯、本都和亞細亞這些地方，對於謀殺弗拉維安的兇手極為憤恨，君士坦丁堡和安條克的新任教長，靠著犧牲他們的恩主保住自己的職位。巴勒斯坦、馬其頓和希臘的主教原來擁護西裡爾的信仰，現在面對宗教會議極為熾熱的戰鬥，這些領導人物連同聽命的隨員都從右翼轉到左翼，像這樣及時發生的反正事件決定了勝利的歸屬。從亞歷山大裡亞乘船前來的17名副主教當中，有4名受到引誘改變了效忠的對象，另外13名趴在地上歎息哭泣，請求宗教會議大發慈悲，並且很可憐地宣稱，如果他們現在屈服，等回到埃及一定會被憤怒的民眾殺死。狄奧斯科魯斯的同謀獲得恩准，要用長期的悔罪來消除所犯的罪孽和過失。他們的罪過全部累積在他一個人的頭上，狄奧斯科魯斯既不要求也不希望得到赦免，那些懇請給予大赦的人們的溫和聲音，被勝利和報復的叫聲淹沒。過去追隨他的人為了挽救自己的名聲，費盡心機故意找出他個人的過錯，說狄奧斯科魯斯將教皇革出教會是魯莽而且不合法的行為，還有他的個性倔強拒絕參加宗教會議(那時他是受到監禁的囚犯)；很多證人出面為他的傲慢、貪婪和殘酷作證；神父帶著厭惡的神情聽到教會的施捨款項被浪費在舞女的身上，他的府邸，甚至是他使用的浴場，完全對亞歷山大裡亞的妓女開放，下賤的潘索菲婭或是艾琳成為教長的侍妾，受到公開的款待。

狄奧斯科魯斯犯下可恥的罪行，不僅受到大公會議的制裁，也被皇帝流放，但是他的純正信仰受到神父的肯定和默許。他們出於審慎，不願公開揭露優迪克是異端，所以他從未被法庭召喚。當一名大膽的一性派信徒把西裡爾的作品丟到他們的腳前時，根據這位聖徒所提出的教義，質問他們為什麼不將他逐出教會時，他們侷促不安地坐在那裡，沒有任何表示。要是我們抱著公正的態度，仔細閱讀正統教會記錄卡爾西頓會議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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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發現大多數主教贊同基督的一體化這個論點，至於對他「產生於」或「出自」兩種性質的結合，也只不過含糊籠統地表示讓步，可能在暗指過去的存在或後來的混亂，或從人的受孕到神的轉化那段危險的過渡期間。羅馬神學非常積極和精確，採用基督存在於兩種性質的說法，使埃及人聽來備感刺耳，像這種極為重要的用詞(不一定讓人瞭解卻容易記住)，幾乎使正統教會的主教產生分裂。利奧的巨著獲得許多人的恭維和誠摯的贊同，但是他們在連續兩次辯論中提出抗議，根據聖書和傳統的規定，在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設定的神聖原則，要想逾越是既不切實際也不合法的。最後他們對主人不斷的請求只有屈服，但是他們制定絕對正確的信條，經過慎重的投票和激烈的宣示獲得批准以後，受到代表團和東部朋友的反對又被推翻。附和主教的群眾不斷發出喊叫：「神父的解釋合於正統教義，絕對不能更改!異端分子總算現出原形了!把聶斯托利革出教門!要他們離開大公會議!讓他們滾回羅馬!」即使這樣也沒有效果。代表團到處施加威脅，皇帝又保持超然的地位，於是由18位主教準備新的信條，迫使大會只有非常勉強地予以接受。運用第四次大公會議的名義，向基督教世界宣佈，基督是一個人兼有兩種性質：在阿波利納裡斯的異端和聖西裡爾的信仰之間，畫出一條看不見的分界線。通往天堂之路就像鋒利如剃刀的橋樑，任憑神學藝術家極為奇妙的雙手，懸空架設在無底深淵的上面。

在信仰盲從和思想奴化的10個世紀裡，歐洲任憑梵蒂岡的神諭左右他們的宗教觀點。有些古代早已銹蝕不全的學說，被那些反對羅馬教皇最高權威的改革分子，未經討論就納入他們的教條之中。卡爾西頓大公會議仍然在新教教會佔有優勢，但是爭論所產生的騷動已經平息，今天即使是最虔誠的基督徒，對於與信仰有關的「道成肉身」問題，不是毫無所知就是漠然視之。


 八、東部的混亂局面以及「和諧論」和「三聖頌」(451—518 A.D.)

在利奧一世和馬西安正統基督教義的統治之下，希臘人和埃及人的心情大不相同。虔誠的皇帝用軍隊和詔書的強制力量作為信仰的象徵，500位主教憑著良心和榮譽宣稱，卡爾西頓大公會議所制定的信條，已經獲得合法的支持，必要時為之流血犧牲亦在所不惜。正統教會很滿意地提及，同樣的宗教會議讓聶斯托利派和一性論者都很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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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聶斯托利派並不怎麼惱怒，何況他們沒有強大的實力做後盾，一性論者天性頑固而且情緒狂暴，東部為之動亂不安。耶路撒冷為僧侶組成的軍隊所佔領，他們打著一性化身的幌子，搶劫、縱火、殺戮，無惡不作，基督的墳墓為鮮血所玷污，喧囂的叛徒防守城門對抗皇帝的軍隊。狄奧斯科魯斯受到黜免和流放以後，埃及人仍然把他當成精神上的父親懷念不已。對於卡爾西頓的神父所安排的繼承人，他們視為篡奪者而深表痛恨。

普洛特裡烏斯的寶座有2000名士兵給予支持和保護，他發動一場歷時5年的戰爭來對付亞歷山大裡亞的人民，等到一傳出馬西安死亡的信息，他便成為民眾宗教狂熱的犧牲品。復活節的前三天，教長被包圍在主座教堂，最後在洗禮室受害。支離破碎的屍體被投進烈焰之中，骨灰被風吹散帶走。傳言有一位天使用幻象來激勵此一正義的行動。有名充滿野心的僧侶以「大貓」提摩太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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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承了狄奧斯科魯斯的職位和觀念。這種為禍甚烈的迷信偏見受到報復的信念和行動的刺激，又在兩派之間燃起漫天的火焰，為了堅持形而上的爭端，竟然有數以千計的人員被殺。無論是哪一階層的基督徒，都被剝奪社交生活的實質享受，失去洗禮和聖餐的無形利益。當時有個光怪離奇的神話，對於那些相互殘殺或傷害自己的宗教狂熱分子，或許可以掩蓋受到隱喻的真相。一位態度嚴肅的主教說道：

韋南提烏斯和塞萊裡出任執政官的那一年，亞歷山大裡亞和全埃及的人民，都陷入奇異和殘暴的瘋狂狀態。無論是官員還是平民、奴隸還是市民、僧侶還是教士，以及本地人士，只要反對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都喪失了說話和思考的能力，像狗一樣狂吠不停，用牙齒撕裂自己手臂上的肉。

30年(451—482 A.D.)的動亂終於產生了芝諾皇帝著名的「和諧論」，在他和阿納斯塔修斯的統治期間，東部所有主教都簽名支持，要是有人違犯或破壞此一有益全民的基本法，將會受到免職和流放的懲處。教士看到一個俗家人物不自量力，竟敢闡釋有關信仰的條文，只能在下面偷笑或是發出幾聲歎息。然而要是他願意屈就這一受人羞辱的工作，那麼他的思想中便不是那麼充滿偏見和私慾，而官員的權威也只有在人民的通力合作下才能維持下去。在教會的歷史記錄中，芝諾的地位沒有受到藐視。阿納塔修斯用開闊的胸襟說過：「皇帝要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要去迫害基督的崇拜者和羅馬的市民。」我也沒有發覺其中有摩尼教派或優迪克派的罪行。埃及人對「和諧論」最感興趣，然而我們那些正統基督教會的學者，他們心懷成見和猜忌，也不可能發現其中有任何差錯之處。「和諧論」能夠精確代表正統教會「道成肉身」的信念，沒有採用或接受敵對教派的特殊用語或教義。發佈嚴正的宣告要將聶斯托利和優迪克從教會開革，也要用來對付所有的異端邪說，他們分割基督、混淆基督或是將他說成一個幻影。聖西裡爾的純正體系以及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的信仰，並沒有將「性質」這個字眼限定數量和條件，他們對這方面秉持肯定的態度。但是這個題目並沒有屈從第四次大公會議，就算在卡爾西頓或任何地方提出過，仍然受到一切敵對理論的譴責和排斥。在這種曖昧不清的狀況下，上一次宗教會議的敵人和朋友，在沉默中又聯合在一起。最重理性的基督徒默許這種寬容的模式，然而他們的理性顯得軟弱無力而又搖擺不定，順從的態度被激昂的同教兄弟視為怯懦和奴性的表現。

在壟斷人類的思想和言語這種問題上，要想保持嚴格的中立極其困難，一卷書、一篇布道詞或是一段祈禱，都會點燃爭論的火焰，教會內部的紐帶不斷被主教的私人仇恨割裂又接續起來。從聶斯托利到優迪克的那段間隙，被1000種不同的語言和意見填滿。埃及的平等派和羅馬的教皇雖然勢力懸殊，倒是有同等的勇氣，分別據有神學等級的兩個極端。平等派沒有國王和主教，脫離亞歷山大裡亞教長的管轄已有300年，沒有受到卡爾西頓大公會議的譴責，亞歷山大裡亞後來又接受君士坦丁堡的聖餐儀式。不過這件事並沒有獲得該次大公會議的正式批准，君士坦丁堡的教長被教皇施以革出教門的處分。他們這種毫不妥協的專製作風，使得最正統的希臘教會也罹患精神傳染病，否定或懷疑他們領受聖體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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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5年的時間，他們煽動著東部和西部的分裂，直到最後抹去了世人對四位拜占庭教長的記憶，這些教長竟敢反對聖彼得的最高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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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段時間之前，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不穩定的休戰協定，被敵對高級教士的宗教狂熱破壞。馬其頓尼烏斯被懷疑是聶斯托利派異端，受到免職和流放，卻還能肯定卡爾西頓大公會議的成果，然而西裡爾的繼承人花了2000磅黃金的賄款，買通大家來推翻會議的決議。

在那個宗教狂熱的時代，一個字詞的意義甚或發音都會擾亂帝國的安寧，三聖頌
[334]

 是指「神聖、神聖、神聖，上帝是萬民之主」，希臘人認為這是各級天使在上帝的寶座前面，永遠不停反覆念誦的讚美詩，大約在公元5世紀中葉神奇透露給君士坦丁堡教會。虔誠的安條克很快加上「他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苦」這句感恩的話，無論單單對基督還是整個三位一體，都合乎神學的規定，逐漸為東部和西部的正統教會所採納，但是這種做法出自一位一性論主教的理念
[335]

 ，像這樣來自敵人的貢獻，從開始就被認為是低級的褻瀆行為而加以拒絕，極為魯莽的革新幾乎使阿納斯塔修斯喪失帝座和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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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士坦丁堡的民眾對於自由的理性原則一無所知，他們拿著賽車時各黨派的顏色或是學校裡神秘組織的旗幟，當作合法叛亂行為所高舉的象徵之物。「三呼神聖」不論有沒有帶上討厭的附加句，在主座教堂中被兩個敵對的唱詩班高聲歌頌，等唱到聲嘶力竭的時候，就使用棍棒和石塊這些更為實際的辯論武器。首先開打的一方會受到皇帝的處罰，卻得到教長的保護。像這樣重大爭執所引發的事件，關係到皇冠和教皇禮冠的得失。街道上立時擁擠著無數的男子、婦女和兒童，組織嚴密的僧侶排成正式的作戰隊伍，他們一心一意想要前進、吶喊和搏鬥。「教友們!基督徒成為殉教烈士的時機已經來到，我們絕不能拋棄精神上的父親，要將摩尼教派的暴君革出教門，他不配當我們的君主!」這些就是正統基督徒的呼叫聲。阿納斯塔修斯的戰船在皇宮前面停下划槳，一直等到教長接受他的悔罪，緩和群情激昂的怒潮。勝利的馬其頓尼烏斯很快受到放逐，但他的群眾又一次被同樣的問題激起宗教的狂熱情緒：「三位一體中的一位是否被釘上十字架？」

在這個關鍵時刻，君士坦丁堡的藍黨和綠黨都暫停爭吵，民政和軍事的力量在他們的面前遭到毀滅。城市的鑰匙和衛隊的旗幟都被送到君士坦丁廣場，那裡是虔誠教徒主要的據點和營地。他們不分日夜唱著榮光上帝的讚美詩，或是拷問和殺害為君王服務的人士。受到皇帝重用的僧侶，也是神聖三位一體之敵的朋友，頭顱被插在矛尖上高高舉起。投向異端教派建築物的火把，將毫不留情的烈焰蔓延到正統教會的房屋。皇帝的雕像被砸得粉碎，自己也只有躲在郊區，一直等到過了3天以後，才敢出來請求臣民的憐憫。阿納斯塔修斯取下皇冠，裝出懇求者的姿態，出現在賽車場的寶座上。正統基督徒當著他的面在排演三呼神聖，等到他要傳令官宣佈退位時，大家感到極為欣喜。他們傾聽他的勸告，既然所有人都不夠資格統治，那麼他們事先應選出一位君主。狂熱而偏執的信徒接受處死兩位不孚眾望的大臣作為贖罪，身為主子毫不遲疑將大臣定罪丟給獅子。這場猛烈而短暫的叛亂因維塔利安的成功而大獲鼓舞，他率領匈奴人和保加利亞人組成的軍隊，這些人大部分都崇拜偶像，竟然宣稱自己是正統基督教信仰的保護者。他在這場虔誠的反叛行動中，使色雷斯的人口因殺戮而減少，對君士坦丁堡進行圍攻作戰，消滅6.5萬名同教兄弟，直到他獲得召回主教的權力，心滿意足當上教皇，發起卡爾西頓大公會議，迫得臨死的阿納斯塔修斯簽署一份正統教義的協議書，由查士丁尼的叔父忠實執行。這便是使用上帝的和平這種名義，由教會的信徒所發起的第一次宗教戰爭(508—518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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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查士丁尼的神學思想和正統教會的創立及宗教迫害(519—565 A.D.)

前面提到查士丁尼成為君王、征服者和立法者的各種面貌，但是並未提到他還是一位神學家，或許大家帶著成見好像不以為然，事實上他的神學就本人的形象而言，佔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的臣民極為尊敬活著或去世的聖徒，國君對於臣民這種心理非常同情，他的《法典》特別在《御法新編》這一部分，全都肯定並擴大教士的特權。凡是僧侶和俗人之間發生任何糾紛，偏袒的法官都傾向於認定，無論是真理、清白和正義都在教會這邊。皇帝在公開或私下做禮拜時都很虔誠，足為模範，不管是祈禱、守夜還是齋戒，都像悔罪的僧侶那樣嚴格；他的想像總抱著可以得到神靈的啟示的希望或信念；他已經肯定獲得聖母和天使長聖米迦勒的保佑；有一次病危康復要歸功於殉教聖徒科斯馬斯和達米安奇跡般的出現。都城和東部的行省到處裝飾著他的宗教紀念物，雖然耗資巨大的建築大部分是出於他的愛好和炫耀，不過皇家建築師滿懷宗教熱忱，可能也基於對上天的恩主抱著敬愛和感激之情。在推崇皇帝的偉大的頭銜之中，他認為「虔誠」兩字最為悅耳，增進教會在世俗和精神上的利益是他畢生最嚴肅的工作，作為國家之父的責任通常比不上保護信仰。

當時的各種爭論與他的性格和認識都能意氣相投，神學教授對於一個外行為了專心於他們的技藝而忽略己身的工作，一定會在暗中加以訕笑。一個大膽的陰謀分子對他的同謀說道：「對這樣一個頑固的暴君還有什麼好怕的？整夜不睡也沒有人保護，只會坐在小房間裡跟鬍鬚灰白的老頭討論問題，翻閱那些又厚又重的教會書籍。」苦讀不輟的成果在很多會議中表現出來，查士丁尼成為說話有份量而且思慮周詳的辯論家，顯得光彩奪目，在很多講道詞以及使用詔書和信函的名義，向帝國宣佈國君的神學思想。就在蠻族入侵行省，以及勝利的軍團在貝利薩留和納爾塞斯的旗幟下前進時，身為圖拉真的繼承人不理軍營事務，以能領導宗教會議進行征服而感到滿足。要是查士丁尼在這些會議上，曾經邀請不懷私心而又富於理性的觀眾，那麼他可能明白下列幾個要點：

首先，宗教爭論是傲慢和愚昧的產物；其次，最值得讚許而又真實不虛的虔誠，只能靠沉默和順從來表達；第三，對個人本性毫無所知的人，根本不應妄圖探尋神的性質；最後，我們只要知道權柄和仁慈全部歸於上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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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並不是那個時代的美德，要說縱容叛徒，君王更缺少那種雅量。等到皇帝降格成為心胸狹隘、脾氣暴躁的爭辯者，很容易在被激怒的狀況下，運用全部的權勢以彌補理論之不足，對於那些故意閉眼不加理會的頑固分子，毫不憐憫施以無情的處罰。查士丁尼的統治雖說一成不變，但還是想出很多不同的迫害辦法，在巧立名目和執法從嚴方面，遠勝前代那些懶散的皇帝。他規定所有的異端分子，要在短短的3個月期限內改變原有的信仰，要不然就施以流放的處分。要是他默許這些人勉強留下來，那麼在他的鐵腕統治之下，他們不僅喪失社會對於個體的所有福利，同時還會被剝奪作為人和基督徒的天賦權利。

在過了400年以後，弗裡吉亞的孟他努派仍舊運用聖靈的特殊結構，受到男性和女性使徒的激勵，追求完美和預言的宗教狂熱情緒。正統教會的教士和士兵接近時，他們異常敏捷地抓住殉教的桂冠。聚會所和會眾在烈焰中化為灰燼，即使是在暴君死去300年後，這種最原始的狂熱分子卻還是沒有完全滅絕。受到哥特同盟軍的保護，阿里烏斯派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勇敢面對嚴苛的法律，教士富有奢華的程度可比元老院。查士丁尼貪婪的手所攫取的金銀財寶，或許可以說是合法從行省和蠻族獲得的戰利品。異教的殘存人士仍然藏匿在人類生活最高雅和簡樸的環境之中，激起基督徒的憤怒情緒，或許是極不願有局外人成為他們內部爭執的見證。有位主教以宗教的檢察官而著稱於世，經過他的努力工作，很快發現在城市和宮廷裡，還有官員、律師、醫生和老師堅持希臘的迷信。他們立刻接到嚴厲的通知，必須立即就願意惹火朱庇特還是查士丁尼做出選擇，再也不可能在冷漠或褻瀆的面具後面，用可恥的行為隱藏對福音的反感。僅有佛提烏大公決心要像祖先一樣活著或死去，他用短劍一擊獲得解脫，好讓暴君鞭屍示眾聊感安慰。他那些意志薄弱的弟兄只有屈服於塵世的君王，他們全部接受洗禮的儀式，盡力用宗教的狂熱洗刷偶像崇拜的嫌疑或罪行。荷馬的故鄉和特洛伊戰爭的現場，仍然保留他的神話所激起的最後火花，還是那同一位主教的關照，在亞細亞、弗裡吉亞、呂底亞和卡裡亞，一共發現7萬名異教徒都要改信基督教。為了這些新入教者興建96所教堂，亞麻法衣、《聖經》、金銀製的聖餐器具和各種法器，全部由虔誠而慷慨的查士丁尼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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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逐漸被剝奪豁免權的猶太人，現在受到更為困擾的法條的壓迫，規定他們必須與基督徒在同一天過復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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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能有抱怨的理由，因為正統基督徒也不同意君王用天文推算的日期。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把四旬齋的開始日期，比官方的規定日期向後延遲一周，他們很高興有7天的齋戒，但是皇帝以時間已過為由下令要販賣肉類。巴勒斯坦的撒瑪利亞人是一個混雜的種族，也是一個思想曖昧難以分辨清楚的教派，異教徒把他們看成猶太人加以排擠，猶太人認為他們是宗教的分裂分子，基督徒更把他們當成偶像崇拜者。可厭的十字架早在他們神聖的加裡茲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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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豎立起來，但查士丁尼的迫害政策給他們的選擇只有受洗或叛變。他們選擇拿起武器揭竿而起，在一位奮鬥到底的領袖指揮之下，這一個無力自衛的民族竭盡可能，用他們的生命、財產和廟宇作為代價來尋求報復。撒瑪利亞人最後還是被東部的正規部隊鎮壓，2萬人被殺，還有2萬人被阿拉伯人賣給波斯和印度的非基督徒，這一可憐的民族所留下來的殘餘民眾，則不惜改變宗教信仰以洗刷反叛的罪名。估計在撒瑪利亞戰爭中有10萬羅馬臣民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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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繁榮的行省變成赤地千里的荒野。然而在查士丁尼的信條中，殘害異教徒不適用謀殺罪，他非常虔誠地努力工作，要用火與劍來建立唯一的基督教信仰。

查士丁尼帶著瘋狂的宗教情緒，至少有責任要永遠保持正確的信仰。在他統治的最初幾年，非常熱情地表示自己是正統基督教會的門徒和庇主。希臘人與拉丁人重歸舊好，使得聖利奧的巨著成為皇帝和帝國的信條。聶斯托利派和優迪克派無論在哪一邊，都遭受到雙重的迫害行動。在尼斯、君士坦丁堡、以弗所和卡爾西頓分別召開的大公會議，經過立法者批准以後成為正統教義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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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查士丁尼致力於維護宗教信仰和禮拜儀式的統一，但他的妻子狄奧多拉的虔誠與其惡行可以相提並論，這個時候她還是聽從若干一性論教師的訓誨，因而教會公開或暗中的敵人，就在仁慈女保護人的微笑中獲得恢復和發展。於是，都城、宮廷以及婚姻關係，會因宗教信仰的分歧而產生分裂，然而皇家夫婦的真誠是如此可疑，以至於很多人把他們表面的對立，看成是一種惡意的陰謀，用來對付人民的宗教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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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為出名的爭論(532—698 A.D.)只要幾行字就可說完，在全書裡填滿三章
[345]

 的篇幅，便可以充分透露這種微妙和詭詐的精神。

奧利金
[346]

 的軀體到現在為止已經被蛆蟲吃掉有300年之久，他認為能先世存在的靈魂已落入創造者的手裡。在他的作品中，查士丁尼銳利的眼光發現十多處形而上學的錯誤，這位原始時代的博學之士，與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一起，被教士送進永恆的地獄烈火，而他在過去根本就否認會有此事。以這個先例作為掩飾，對準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給予了陰狠的一擊。這些神職人員耐心傾聽莫普蘇埃斯提亞的狄奧多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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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發出的讚許之詞，他們公正或縱容的態度使得西拉斯的狄奧多里特和埃德薩的伊巴斯，都能恢復教會領聖體的恩典，但是這幾個東部主教的品德都沾染了異端邪說的惡名，這裡最前面那位是聶斯托利的老師，其餘兩位是朋友。他們最可疑的文字曾在「三章」這個大標題之下受到指控，要是譴責他們生前的事跡，必然會涉及一個大公會議的榮譽，它的盛名無論受到真誠還是虛假的尊敬，早已傳遍整個正統基督教的世界。

不管這些主教是清白還是有罪，如果他們在死亡的沉睡中被徹底消滅，那便不會在100年以後被他們墳頭上的喧鬧吵醒。要是他們已落入魔鬼的毒牙之中，任何人的努力也無法減輕或加重他們的痛苦。要是他們已經與聖徒和天使為伍，享受虔誠的報酬，那麼對於那些表現出無能為力的憤怒，而又仍舊在地球上爬行的神學蟲豸，必定會微笑以對。在這些蟲豸的前列是羅馬皇帝，也許根本不清楚狄奧多拉和她那些教會派系的真正動機，就在那裡發射毒針噴出毒液。原來的那些犧牲品已經不在他的權勢之內，他的詔書只能用暴烈的作風給他們定出罪名，號召東部的教士加入譴責和詛咒的大合唱。整個東部帶著幾分遲疑態度，勉強同意他們的君王所定出的音調。

在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五次大公會議(公元553年5月4日—6月2日)，有3位教長和165位主教參加，把「三章」的創作者和辯護者全從聖徒的行列中除名，用嚴正的態度把他們交給邪惡的魔王。拉丁教會更加羨慕利奧和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所獲得的榮譽，要是他們仍如以往在羅馬的旗幟下作戰，就會使理性和人道的大業獲得優勢的地位。不過他們的領袖是被敵人抓在手裡的俘虜，聖彼得的寶座一直為買賣聖職所玷污，現在被怯懦的維吉利烏斯出賣，他在經過長期反覆的鬥爭以後，終於屈服於查士丁尼的專制和希臘人的詭辯。他的叛教行為激起拉丁人的憤怒，現在找不到兩位以上的主教，願意對他的輔祭和繼承人貝拉基烏斯舉行按手禮。然而，教皇的堅毅在不知不覺中將教會分裂分子的稱呼轉移到他們對手的頭上。伊利裡亞、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教堂，全部受到行政和教會勢力的壓迫，軍隊的力量也不是沒有效果。遙遠的蠻族照抄梵蒂岡的信條，只要一個世紀的時間，「三章」引起的分裂便在威尼提亞行省一個偏僻的角落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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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人在宗教方面的不滿，卻有助於倫巴第人的征服行動，羅馬人一直習慣於懷疑拜占庭暴君的信仰，厭惡自己的政府。

查士丁尼為了堅定自己和臣民那種輕浮善變的宗教觀點，其間的過程非常微妙，事實上他的作為難免前後矛盾無法始終如一。他在年輕的時候，對任何偏離正統路線的微小過失都會氣憤不已，等到了老年以後，自己卻超越了異端所容許的限度。他公開宣稱基督的肉體是金剛不壞之身，他的人生經歷不會遭受匱乏和疾病之苦，那是每個凡夫俗子與生俱來的煩惱。雅各派對這種說法所感到的驚訝，不亞於正統基督教徒。諸如此類異想天開的觀點都在查士丁尼最後幾道詔書中宣佈，就在他適時離開人世的時候，教士拒絕簽字副署，君王準備進行迫害，民眾決定忍受苦難或者加以反抗。特裡夫的一位主教，安全地躲在皇帝的勢力所不及之處，以權威與慈愛的語氣寫信給東部的君主：

仁慈的查士丁尼，請記住你的洗禮和信條，不要讓你在年老的時候蒙受異端邪說的惡名，請從流放地召回被你放逐的神父，把你的追隨者從絕境中解救出來。相信你會知道，意大利和高盧、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已經為你的墮落感到悲傷，大家都在詛咒你的名字。除非你立即摧毀那些要頒發的告示，除非你大聲宣佈：「我錯了!我有罪!要把聶斯托利革出教門!要把優迪克革出教門!」否則你就會將自己的靈魂投入烈焰之中，跟他們一樣接受永恆的懲罰。

他逝世時並未做任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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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某種程度而言，他的死亡恢復了教會的平靜，在後來的4位繼承人查士丁二世、提比略二世、莫裡斯和福卡斯的統治期間，出現的最突出的狀況，就是東部的教會史有幸成為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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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志論」的爭論與後續各次大公會議的成就(629—681 A.D.)

天賦的才華與理性最不能自行運作，眼睛無法看清的地方可以用靈魂去考量，然而我們的思想甚至於感覺所獲得的結果，就一個良知良能的人類而言，「一個意志」最為重要也是行為的唯一原則。當赫拉克利烏斯從波斯戰爭班師以後，正統基督教的英雄詢問他的主教，他所敬拜的基督是一個人身但是具備兩種性質，那麼到底是受到單一還是雙重意志的驅使。他們的回答是單一意志，皇帝獲得很大的鼓勵，希望埃及和敘利亞的雅各派，可以通過一種無害而真實的教義的調和而彼此和解，因為連聶斯托利派本身也如此教導。這個嘗試沒有效果，面對精明而又大膽的敵人，怯懦而暴烈的正統教會在表面的退縮下還是予以譴責。堅持正統教義的派系(佔有優勢的地位)對於言辭、辯論和解釋想出新的模式：他們認為不論基督是哪一種性質，應該毫無疑問可以運用一種適當而明確的能量，但是只要承認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完全相同而且不變，其間的差異就再也無法識別。疾病會伴隨著常見的症狀，希臘的僧侶卻像是已經厭煩「道成肉身」沒完沒了的爭論，就將一種治療的辦法灌輸給君王和人民。他們宣稱自己是一志論者(明確表達基督有單一的意志)，然而他們賦予這個字眼新的意義，認為問題多此一舉，建議運用宗教的沉默，這種處理方式最合於福音的審慎和仁慈。赫拉克利烏斯的「闡釋」(639 A.D.)和他的孫兒君士坦斯二世的「預示」(648 A.D.)，就是陸續在兩個朝代中強制運用沉默的法條。

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裡亞和安條克的4位教長，無論是很快地附和還是勉強地答應，都在皇帝的詔書上面副署表示同意。只有耶路撒冷的主教和僧侶大聲提出警告：無論從希臘人的語言還是沉默之中，拉丁教會查出一種潛在的異端思想。教皇霍諾留順從君主的指示和要求，他的繼承人完全是出於無知才收回成命並且加以責難。他們駁斥一志論者是受到詛咒和極其惡劣的異端，想要恢復摩尼、阿波利納裡斯和優迪克的謬論邪說，於是他們在聖彼得的墳墓上簽署將其逐出教門的判決書；墨水裡摻和聖餐使用的葡萄酒，代表著基督的寶血；同時趁著各種典禮和儀式的機會，使迷信的心理充滿恐懼和驚嚇。馬丁教皇和拉特蘭宗教會議成為西方教會的代表，嚴詞譴責希臘人奸詐和有罪的沉默，105位意大利的主教大部分都是君士坦斯二世的臣民，竟敢拒絕他那邪惡的預示和他祖父那褻瀆的闡釋。他們駁斥一志論的始作俑者和附和的人，連帶21名聲名狼藉的異端分子，這些人都是背叛教會的變節者，也是魔鬼的爪牙和工具。

像這樣的侮辱在一個馴服的統治時代，不可能逃得掉懲罰與報復，馬丁教皇在陶裡克·切森尼蘇斯荒涼的海岸終其餘生，他的代言人馬克西穆斯院長受到最不人道的刑責，被割去舌頭和砍下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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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有一些永不屈服的頑固分子，在君士坦斯的繼承人登極以後倖存於世，新近的挫敗在拉丁人獲勝以後能報一箭之仇，也能洗刷「三章」所帶來的恥辱。即位不久的君士坦丁四世是赫拉克利烏斯的後裔子孫，參加在皇宮召開的君士坦丁堡第六次大公會議(公元680年11月7日—681年9月16日)，完全肯定羅馬宗教會議的作為。皇室的宗教發生改變使拜占庭的教長和大多數主教採取追隨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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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議分子以安條克的馬卡裡烏斯為主腦，被指責接納異端思想，要身受來生和現世的痛苦。

東部只有低聲下氣容忍西部對他們的教訓，信條最終被確定，教導每個時代的正統基督徒，基督的兩種意志或能量與他的位格完全和諧一致。西部派遣2位教士、1位輔祭和3位主教，代表教皇和羅馬宗教會議的最高權威，但是這些名聲並不顯赫的拉丁人沒有武力作為後盾，無法用金錢來實施賄賂，也不能用辯才來加以說服。我不知道他們使用哪些手段，使高高在上的希臘皇帝下定決心，放棄他在幼年時期所學習的教義問答，迫害先帝所信仰的宗教。或許是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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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僧侶和人民心儀拉特蘭的信條，說實話這在兩種規定的內容中最不合理性，尤其是希臘教士那種不自然的溫和態度讓人產生懷疑，很顯然是在爭執之中發現了自己的弱點。

就在宗教會議發生爭論時，一名宗教狂熱人士提出一個簡單的決議：讓死者復活。高級教士參加試驗並且承認失敗，但可以顯示熱情和偏見的群眾不會倒向一志論者的陣營。在下一個朝代開始以後，馬卡裡烏斯的門徒把君士坦丁四世的兒子趕下帝座並加以殺害，嘗到復仇和掌權的味道。第六次大公會議的形象和功能遭到破壞，早期的法案全部付之一炬，但是到了第二年，他們的贊助人利奧提烏斯從寶座上一頭栽下來，東部的主教不必為求得教義的統合而受到約束，羅馬人的信仰由巴爾達尼斯(Bardanes)的正統教會繼承人重新植入。對圖像的崇拜引起大眾極表關懷的爭論，涉及有關「道成肉身」這個很微妙的問題倒是被人遺忘。


 十一、希臘與拉丁教會的分合以及各教派的狀況

道成肉身的信條原來只限於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在公元7世紀結束之前，已經傳播到遙遠的島嶼不列顛和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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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基督徒在舉行禮拜儀式時，無論是用希臘語還是拉丁語，內心都存有這種觀念，口裡誦讀同樣的詞句。要是就人數和華麗的排場來看，獲得正教基督徒的稱呼還是太過於勉強。但在東部，非常顯著之處在於使用並不光彩的名字，稱為東正教徒或保皇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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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的信仰並非以《聖經》、理性和傳統為基礎，而是建立在塵世君王的專制權力上，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現在。他們的敵人可能會斷言，說是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自認是國王的奴隸。同時他們會懷著惡意很高興地提到，馬西安皇帝和他那處女新娘激勵並改進卡爾西頓信條。處於優勢地位的派系一定會勸告大家要盡服從的本分，那些異議分子力主自由的原則免於各種約束，這也是很自然的事。處於宗教迫害的權勢之下，聶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論者淪為叛賊和逃犯。羅馬那些最古老和最能發揮作用的盟友，受到訓誨：不要將皇帝看作是基督徒的首領而應看成是仇敵。語言是使人類的種族聚合或分離的首要因素，很快就出現一種特殊而又長久的標誌，拋棄溝通的工具與和解的希望，很快可以用來區分東部的各種教派。

希臘人有歷史悠久的統治權，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加上雄辯的技巧，使他們能傳播語言，毫無疑問這是人類所能創造的最完美的技藝。然而還是有一些民族，特別是敘利亞和埃及的居民，仍舊保持故有的傳統，使用本國的方言。不過，差別在於科普特語限於住在尼羅河畔粗魯無禮和大字不識的農夫使用，敘利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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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範圍是從亞述的山地到紅海地區，適合詩文和辯論這些層次較高的題材。希臘語的詞句和學識傳播到亞美尼亞和埃塞俄比亞，他們那種蠻族的腔調，羅馬帝國的居民聽到也無法瞭解，但是現代歐洲的學習風氣在恢復古老的蠻族語言。敘利亞語、科普特語、亞美尼亞語和埃塞俄比亞語都用在各自的教堂，成為神聖的工具。不論是《聖經》還是最孚眾望的神父，都使用國內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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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神學的理論和詞彙更為豐富。經過1360年這麼長一段時期以後，聶斯托利的一篇講道詞所點燃的爭論火花，仍舊在東部的腹地燒起一場大火，相互敵對的教友依然尊奉創始者的信仰和戒律。聶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論者，處於無知、貧窮和奴役的極為悲慘境地，拒絕承認羅馬在信仰和靈性方面的最高權力，興高采烈接受土耳其主子的宗教寬容和自由。這樣一來他們可以施加革除教門的詛咒，一邊是對聖西裡爾和以弗所的宗教會議，另一邊是對利奧教皇和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

他們對於東部帝國的滅亡產生哪些重大的影響，尤其值得我們加以注意，讀者也會樂於明瞭形形色色的景象，包括：其一，聶斯托利派；其二，雅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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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馬龍派；其四，亞美尼亞人；其五，科普特人；其六，阿比西尼亞人。前面三個教派通常都使用敘利亞語，後面的民族都使用本國的方言而有所區別。但是現代的亞美尼亞和阿比西尼亞土著，都無法與他們的祖先交談。埃及和敘利亞的基督徒拒絕阿拉伯人的宗教，但是採用他們的語言。時間的流逝有助於保留僧侶的行業，在東部跟在西部一樣，用已經廢棄的語言來讚美上帝的恩典，大多數會眾根本不知所云。


 (一)聶斯托利派向亞洲各地傳教的成效和影響

(500—1663 A.D.)

不論是在他出生還是擔任主教的行省，不幸的聶斯托利所主張的異端邪說，很快被消除得毫無痕跡可尋。東部的主教在以弗所當面抗拒西裡爾的傲慢，他用拖延時日的讓步來撫慰他們的情緒。這些高級教士或他們的繼承人，在卡爾西頓的裁決上面簽字的時候，難免口裡發出喃喃的怨言。一性論者獲得的實力，基於一致的熱情、利益以及逐漸產生的信心，能夠與正統教會達成和解，最後只有在為「三章」進行辯護時，他們才無可奈何發出歎息的聲音。那些表示異議的弟兄，態度雖然不怎麼溫馴，倒是非常誠摯，全部在刑事法的壓制下化為齏粉。早在查士丁尼統治的時代，羅馬帝國的疆域內就很難找到屬於聶斯托利派的教堂。越過帝國的邊界，他們發現了一個新世界，激起對自由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去征服。在波斯雖然受到祆教祭司的抗拒，基督教還是紮下很深的根基，東部的民族能在有益身心的陰影下面休憩。總主教居住在首府，擁有所屬的宗教會議和教區，以及都主教、主教和教士，形成外表壯觀而且秩序井然的教階制度。他們為新入教者人數的增加而欣慰不已，這些信徒從信奉《阿維斯陀聖書》轉變為接受基督的福音，還有人要脫離塵世過寺院生活，而且他們要面對一個手段高明而又勢力強大的敵人，更能刺激強烈的宗教狂熱情緒。

敘利亞的傳教士建立波斯教會，他們的語言、紀律和教義與最早期的組織架構緊密交織。總主教由所屬的副手和主教選出後直接任命，但是他們對安條克教長非常尊敬和順從，這可從東方教會的宗教法規證實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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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德薩的波斯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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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之後的世代用虔誠的態度吸取聶斯托利派的神學用語，莫普蘇埃斯提亞的狄奧多爾有敘利亞文譯本1萬卷，可以供他們學習之用，他們尊敬使徒的信仰和神聖的殉教者，以及一脈相傳的門人聶斯托利。等越過底格里斯河以後，那邊的民族對於聶斯托利派的狀況和語言全不知曉。埃德薩的伊巴斯主教最令人難以忘懷的課程，是教導他們要厭惡埃及人，因為西裡爾在以弗所的宗教會議，用非常不虔誠的方式混淆基督的兩種性質。大師和學者曾經兩次從敘利亞的雅典被趕走，一群傳教士隨之分散各地，很快激起宗教和復仇的狂熱。在芝諾和阿納斯塔修斯統治期間，團結合作的一性論者已經佔據了東部的寶座，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激怒他們的對手，公開宣佈基督的兩個位格是精神而非肉體的結合。自從最早宣講福音書的教義以來，薩珊王朝的國王用懷疑的眼光看這群外來人和叛教者，他們不僅接受本國世仇大敵的宗教，甚至還贊同他們的侵略行為。皇家的命令禁止他們與敘利亞的教士建立危害國家的通信聯繫，基督教發生分裂使猜忌和傲慢的佩羅捷斯感到滿意，所以一位頗富心機的高級教士才有機會大展如簧之舌。這位教士把聶斯托利描述成波斯的朋友，可以利用他來確保國王的基督教臣民有忠誠之心，因為羅馬暴君寧可將聶斯托利派當成犧牲品和仇敵。聶斯托利派在教士和人民之中佔有人數優勢，他們受到專制君王微笑優容的鼓勵，認為在面臨刀劍加身時不惜兵戎相對，然而想到要與基督世界斷絕原本已經鬆懈的關係，有很多軟弱的同教弟兄感到驚慌，加上7700名一性論者或正統教徒的流血犧牲，確定波斯教會信仰和紀律的一致。基於理性的開明原則甚或是策略的需要，他們的教會制度與過去有很大的區別，嚴苛的修院教規已經放寬，逐漸被遺忘，慈善機構拿捐獻的房屋來養育孤兒和棄嬰。

波斯的教士不理守貞的教規，而這在希臘人和拉丁人而言是要強制推行的。波斯教士、主教甚至教長舉行公開或重複的婚禮，使得選出的人數不斷增加。打出符合自然和宗教自由的旗幟，東部帝國的各個行省有數以萬計的流亡分子前來效命，工作勤奮的臣民大量遷徙，使思想觀念狹隘的查士丁尼受到懲罰。他們把平時和戰時所需的技藝傳入波斯，對這些有貢獻的人員，有識人之明的國君予以重用和擢升。走投無路的教派對於努息萬大帝和他那凶狠的孫兒，在重整軍備的時候提供意見、金錢和部隊，他們潛伏在東部從小生長的城市，宗教狂熱的報酬是把正統教派的教堂送給他們當禮物。但等到這些城市和教堂被赫拉克利烏斯光復以後，受到公開指認的叛徒和異端分子，被迫只有到外國盟友的疆域裡尋求庇護。雖然聶斯托利派表面上看起來平靜，卻通常會面臨危險的局勢，有時會面臨毀滅的命運。他們會涉入東方專制體制常見的惡行之中，即使他們對羅馬始終帶有敵意，也無法使信仰福音書一事經常獲得赦免。

一個殖民地有30萬雅各派教徒，都是阿帕梅亞和安條克的俘虜，靠著宮廷的優容，他們獲得同意可以面對總主教建立一個敵對的祭壇。查士丁尼在他的最後一份和平條約中，對於在波斯的基督教加上若干條件，傾向於擴大或加強給予他們的寬容。無視良知權利的皇帝，無法對異端教派表示憐憫和尊敬，而這些人抗拒神聖宗教會議的權威。但是他自我安慰，認為他們慢慢就會感覺到與帝國和羅馬教會的聯合所產生的現實利益。要是他無法讓他們生出感激之情，那麼他只能寄希望於他們的國君會被激怒而對他們忌恨在心。大部分基督教國王的行事都基於迷信和策略，比如在之後的時代，路德信徒在巴黎被判處火刑燒死而在日耳曼卻獲得保護。

基督教的教士無論在哪個時代，為了使上帝獲得靈魂，使教會獲得臣民，總會激起最積極的工作精神。他們從波斯的征服開始，帶著宗教的武器向北方、東方和南方前進，簡樸的福音沾染流行一時的敘利亞神學色彩。公元6世紀時根據一位聶斯托利派旅行家
[361]

 的報告，基督教成功傳播給巴克特裡亞人、匈奴人、波斯人、印度人、埃蘭人、梅德人和佩薩美尼亞人。從波斯灣到裡海有數不清的蠻族教堂，他們在近代的信仰更為虔誠，表現也極為突出，由僧侶和殉教者的數量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見一斑。馬拉巴爾的胡椒海岸與大洋的索科特拉島和錫蘭島，居住著人數眾多而且急速增加的基督徒，這些偏僻地區的教士和主教從巴比倫的正統教會獲得聖職任命。在接續而來的時代裡(500—1200 A.D.)，聶斯托利派的宗教熱忱能夠超越當前的範圍，希臘人和波斯人的野心與好奇卻受到限制。巴爾克和撒馬爾罕的傳教士一無所懼，追隨遊牧的韃靼人前進的腳步，用曲折迂迴的方式到達位於伊穆斯山山谷和塞林加河兩岸的營地。他們向不識字的牧民解說形而上的信條，對於嗜殺的武士規勸他們要仁慈和安靜。然而有一位可汗說要在他們的手裡接受洗禮的儀式，甚至還有聖職任命的儀式，當然他們為了虛榮起見，故意誇大他的權勢，約翰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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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信之名傳遍歐洲常常被人取笑。為了遷就皇室的改宗者，使用一個可以移動的祭壇，但是可汗派遣一名使者去見教長，詢問在大齋節期間應如何戒絕肉食，不生產穀類和酒的沙漠如何舉行聖餐儀式。

聶斯托利派用海陸並進的方式進入中國，在廣東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區。
[363]

 中國的官員不像羅馬的元老院議員，羅馬的議員會見祭司和占卜這類人物時會面帶笑容，中國的官員在公開場合裝出哲學家道貌岸然的樣子，私下對流行的迷信不論哪種方式都表現出虔誠的態度。他們雖然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卻對其推崇備至，基督教的傳播喚醒了這個國家的猜忌心理，經過短時期變幻無常的命運安排，外國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寵，接著面臨迫害，終於在無知和遺忘中消滅殆盡。
[364]



在哈里發的統治時期，聶斯托利派的教堂從中國散佈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島，他們的人數加上雅各派的信徒，遠超過希臘和拉丁的全體教友。他們有25位都主教組成的教階制度，但其中有幾位免除出席宗教會議的責任，因為路程非常遙遠且危險，在比較容易的條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倫的總主教或是教長，證實他們有虔誠的信仰和絕對的服從，一個不明確的稱呼還繼續用在塞琉西亞、泰西封和巴格達的皇家席次上。這些遙遠的分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經枯萎，古老教長所形成的主體現在分為幾個部分：摩提爾的以利亞幾乎是直系後裔，是真正和原始的繼承代表；阿米達的約瑟夫已經與羅馬教會和解；還有就是凡恩或奧米亞的西蒙，在16世紀時，波斯的索菲斯帶領4萬戶家庭發起大規模叛變。聶斯托利派的整個團體有30萬人，名義上是迦勒底人或亞述人，經常會與古代東部最博學和最有勢力的民族混淆而分不清楚。

根據古代的傳說，聖托馬斯在印度宣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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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9世紀末葉(883A.D.)，他那位於馬德拉斯附近的神龕，阿爾弗雷德的使臣用虔誠的態度前往拜訪，帶回一船的珍珠和香料，用來酬謝英國國君的宗教熱忱，其實阿爾弗雷德急著想要完成貿易和發現的重大計劃。
[366]

 葡萄牙人首先打開前往印度的航路時，聖托馬斯的基督徒定居在馬拉巴爾海岸已有很多世代，他們的特徵和膚色所產生的差異證明他們是混血的外國種族，無論是武力、技藝還是品德都優於印度斯坦的土著。農夫栽種棕櫚樹，商人因香料貿易而致富，士兵的地位要高於馬拉巴爾的貴族。交趾的國王與扎摩林本人基於感激或畏懼，對他們的繼承特權都非常尊敬。他們承認印度的國君，然而就統治而言，基於塵世的考量，全部歸於安加馬拉的主教。他仍然堅持自己印度都主教的古老頭銜，真正的審判權則由1400所教堂執行，有20萬人的心靈和信仰要委託給他照顧。

他們憑著宗教認為可以獲得最堅強最親切的盟友葡萄牙(1500 A.D.)，但是宗教法庭檢察官很快洞悉狀況，認為聖托馬斯的基督徒犯下異端和分裂的不可饒恕的罪惡。羅馬教皇這位地球上精神和世俗的君王，並不被他們承認，他們還是像祖先那樣，堅持要成為聶斯托利派教長的教友。主教在摩提爾接受聖職，要越過危險的海洋和陸地抵達他們在馬拉巴爾海岸的教區。他們自古沿用敘利亞禮拜儀式，用虔誠的態度推崇狄奧多爾和聶斯托利的名字，將基督的兩個位格結合起來舉行禮拜。「上帝之母」的頭銜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冒犯，對於聖母瑪利亞所給予的譽榮極其吝嗇，就拉丁人的迷信看來，卻幾乎將她提高到女神的位階。當她的畫像首次出現在聖托馬斯門徒的面前，他們非常氣憤地叫道：「我們是基督徒，不是偶像崇拜者!」那種極其單純的虔誠只要有古老的十字架就能滿足。

自從分開以後不知道西方世界的進步或是墮落已經有千年之久，他們的信仰和行為從公元5世紀以來保持穩定不變的狀態，懷有偏見的羅馬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會同樣感到失望。羅馬來使最關心的事情是要截斷他們與教長所有的聯繫管道，有幾位主教斃命在神聖職位所設置的監獄裡，葡萄牙的武裝力量、耶穌會修士的陰謀詭計、果阿總主教亞歷克斯·德·美尼澤斯視察馬拉巴爾海岸，再加上他的宗教狂熱，一起衝擊沒有牧羊人的群眾。他主持戴佩爾的宗教會議，以完成重新統一的神聖工作，要把羅馬教會的教義和戒律用嚴苛的方式強加在他們的身上，連他們對神父的秘密懺悔都不放過，這也是教會施用酷刑最強有力的工具。他們詆毀狄奧多爾和聶斯托利生前所建立的名聲，在教皇以及總主教的統治，以及耶穌會修士在侵入安加馬拉或克朗加諾的教區以後的統治之下，馬拉巴爾受到欺凌壓搾，民不聊生，忍受了60年(1599—1663 A.D.)的奴役和偽善。

荷蘭人的勇氣和勤勉動搖葡萄牙帝國的基礎時，聶斯托利派的信徒就靠著活力有效維護祖先的宗教。耶穌會修士無法保有他們濫用的權勢，4萬名基督徒組成的大軍兵鋒直指正在沒落的暴君，印度副主教暫時僭用主教的職權，直到巴比倫的教長派來新接任的主教以及敘利亞的傳教士。自從趕走葡萄牙人以後，聶斯托利派的信條能夠在馬拉巴爾海岸自由地傳佈。荷蘭和英格蘭的貿易公司是擁護宗教寬容的友人；但是如果壓迫只是帶來藐視而並非屈辱，聖托馬斯的基督徒也有理由抱怨他們歐洲兄弟的漠不關心。


 (二)雅各派在敘利亞和埃及建立堅固的基礎

基督一性論者的歷史沒有聶斯托利派那樣曲折離奇而又饒有趣味，在芝諾和阿納斯塔修斯的統治之下，他們那些手段高明的領導人物使君王感到非常驚愕，竟能篡奪東部的寶座並且制服土生土長敘利亞人的教派。一性論信仰的規則是由安條克的塞維魯教長制定，需要極端的審慎才能明辨所包容的範圍。他運用「和諧論」的風格譴責聶斯托利和優迪克相對立的異端邪說，仍舊反對後者有關基督肉身真實性的論點，逼迫希臘人承認他是一個說謊者，雖然他講的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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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種相近似的概念沒有辦法減少暴怒的激情，盲目的敵手對於如此微小的差異竟然會爭辯不已，每個派別都感到極為驚異。敘利亞的暴君逼迫臣民要相信他的信條，他的統治沾染了350位僧侶的鮮血，這些人實施反抗激怒了他，全部在阿帕梅亞城牆下被殺。
[368]

 阿納斯塔修斯的繼承人將正統教派的旗幟移向東部，塞維魯逃到埃及。他的朋友即那位口若懸河的澤納阿斯
[369]

 ，雖能避開波斯的聶斯托利派信徒，卻被帕夫拉戈尼亞的東方正教基督徒絞殺在流亡途中。54位主教被迫下台，800位聖職人員被關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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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狄奧多拉隱約表示包庇之意，然而東方的羊群在失去牧羊人以後，必定逐漸陷入挨餓或被毒斃的下場。

遭受宗教迫害的悲痛，瀕臨毀滅的教派能夠復甦、團結和永存，全靠一名僧侶的不懈努力。詹姆斯·巴拉迪烏斯
[371]

 的名字以雅各派的稱呼永垂不朽，而這個熟悉的發音會使英國讀者聽來感到吃驚。神聖的悔過信徒在君士坦丁堡的監獄之中，接受埃德薩主教的權力，成為東部的使徒，經過他任職的主教、輔祭和教士有8萬多人，都來自同一個取用不盡的來源(監獄)。阿拉伯一位信仰虔誠的酋長提供快速的單峰駱駝，使傳教士的宗教狂熱很快蔓延開來。雅各派的教義和紀律在查士丁尼的疆域內秘密建立，每個雅各派教徒被逼得違犯法律的規定，他們憎恨羅馬的立法者。那些塞維魯的繼承人藏匿在女修道院或村莊，他們的生命已經失去法律的保護，只有在隱士的洞穴或薩拉森人的帳篷裡才能獲得安全。然而他們堅決表示擁有不能廢棄的權利，那就是安條克教長的頭銜、位階和特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處於異教徒比較溫和的控制之下，他們居住在離梅爾丁約1個裡格的地方，那裡有一個環境優美的扎法蘭修道院，修行小室、供水渠道和農場一應齊全。再次一級也是很榮譽的位置，由長老充任，位於摩提爾，公然反抗聶斯托利派的總主教，要爭取基督教在東部最高的職位。教長和長老的位階之下，無論是哪個時代的雅各派教堂，都有150位都主教和主教，但是他們的教階制度已經取消，變得雜亂無章，教區的主要部分都限於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的周邊地區。教長經常巡視阿勒頗和阿米達這幾個城市，那兒居住著有錢的商人和勤勞的工匠。一般群眾每日辛苦所得不敷溫飽，貧窮如同迷信一樣被強加於過度的齋戒：每年有5次大齋期，教士和民眾不僅禁食肉類和雞蛋，甚至就是酒類、食油和魚肉都不得嘗用。他們現有的數量預估大約有5萬到8萬人，是勢力龐大教會的殘餘分子，經過12個世紀的壓迫，人數已經減少。

然而在這樣漫長的期間之內，一些外來移民改信一性論的教義，有位猶太人就是阿布法拉吉斯的父親
[372]

 ，曾經身任東部的總主教，無論生前死後表現都極為卓越。他在生前是位文辭優美的作家，能說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是詩人、醫生和歷史學家，也是思想敏銳的哲學家和性格溫和的神學家，死後連他的敵手聶斯托利派教長都來參加葬禮。還有一群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全都忘掉了他們之間的爭論，在他的墓地為這位可敬的對手流下悲痛的眼淚。阿布法拉吉斯的德行使教派獲得尊榮，從表面看來，聶斯托利派的同教弟兄已經甘拜下風。

雅各派的迷信行為表現得更為低俗，他們的齋戒更為嚴苛
[373]

 ，內部的爭論也更為猖獗，他們的法師(就我看來已經毫無意義)也更缺乏理性。有些事物需要經過反覆的斟酌，可能要考量一性論神學理論的嚴苛要求，還有更多是出於僧侶的職位所產生的優勢影響力。敘利亞、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的雅各派僧侶，可以從各自嚴苛的苦行及荒謬的傳說加以區別。他們把生存或死亡都看成是上帝賜予的恩惠而對其頂禮膜拜，年邁的主教和教長都用雙手執著牧杖，他們負起統治世人的責任，卻充分顯示出修道院的習慣和偏見。
[374]




 (三)馬龍派的「一志論」觀念及在東部的奮鬥

在東部基督徒所具有的形態中，無論哪個時代的一志論者都稱為馬龍派信徒
[375]

 ，這個名字在不知不覺中從隱士頭上被轉移到修道院頭上，之後又被拿來稱呼一個民族。馬龍是公元5世紀的聖徒或是蠻漢，在敘利亞展現出宗教的瘋狂性格。相互敵對的城市阿帕梅亞和埃米薩爭著要供奉他的遺骸，在他的墓地興建一所宏偉的教堂。他有600個門徒在奧龍特斯河岸，把個人苦修的小室連成一片。在有關「道成肉身」的爭論中，他們在聶斯托利和優迪克的教派之間取得平衡，用非常精巧的方式平安穿過正統教義的界限。但是不幸的難題出在「一個意志」上面，也就是基督對兩種性質的運用，完全是窮極無聊才會產生這種誤會。赫拉克利烏斯皇帝是個改信者，被當作馬龍派信徒，被拒止在埃米薩城牆之外，他在同教弟兄的修道院找到庇護，他們的神學課程得到天賜的禮物，那就是廣大而富裕的領土。這所古老學院的名字和教義傳到希臘人和敘利亞人中間，安條克的馬卡裡烏斯教長表現出他們的宗教熱忱，在君士坦丁堡的大公會議中宣稱，他只要在基督的「兩個意志」教義上簽字，就會被砍成幾塊丟進大海。
[376]

 同樣用不那麼殘酷的迫害方式，很快就使平原地區沒有抵抗能力的臣民改變信仰，這時在利巴努斯山區，強壯的土著用勇敢的行動維持「馬爾代特」或「俠盜」
[377]

 這個光榮的頭銜。約翰·馬龍是位學識淵博而又最孚眾望的僧侶，擅自僭占安條克教長的職位，派遣他的侄兒亞伯拉罕率領馬龍派信徒，對抗東部的暴君，保護他們的民政和宗教自由。正教基督徒君士坦丁的兒子用虔誠的仇恨心理說服一群士兵，他們被佈置在帝國的城堡裡，就是為了對付基督和羅馬的共同敵人。

一支希臘人的軍隊入侵敘利亞，聖馬龍的修道院被戰火毀滅，那些最勇敢的首長受到出賣而被謀殺，1.2萬名追隨者被運送到亞美尼亞和色雷斯遙遠的邊區。然而馬龍派這個謙卑的宗派，比起君士坦丁堡的帝國生存得更為長久，他們在土耳其主子的統治下，仍舊享有宗教自由和已經緩和的奴役生活。他們從古老的貴族中選出自己的總督，在卡諾賓修道院的教長仍舊幻想自己坐在安條克的寶座上，9個主教組成他的宗教會議，下面有150位教士，保留結婚的自由，受到委託要照顧10萬信徒的靈魂。他們的國度從利巴努斯山區的山脊一直延伸到的黎波里海濱，在一塊很狹隘的空間，逐漸傾斜的地勢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氣候和土壤，神聖的雲柏生長在積雪的高地上
[378]

 ，下方是種植著葡萄、桑樹和橄欖的山谷。馬龍派在12世紀時棄絕一志論的謬誤，與安條克和羅馬的拉丁教會修好，建立友善的交往
[379]

 ，出於教皇的野心和敘利亞的災難，就是過去的同盟關係通常也可以恢復。但是依據合理的推測仍然可以提出質疑，他們的聯合是否非常完美而且確實具有誠意。羅馬教士團有博學的馬龍派信徒，他們想要讓祖先所犯的異端邪說和分裂教會的罪名獲得赦免，使盡一切辦法還是白費力氣。
[380]




 (四)亞美尼亞處於羅馬和波斯之間的宗教信仰

打從君士坦丁在位開始，亞美尼亞人
[381]

 就決心要依附基督徒的宗教和帝國。他們的國家一直動亂不已，加上不懂希臘語文，使得他們的教士沒有參加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所以會在冷漠和停頓的狀況下，隨波逐流了84年之久
[382]

 ，直到哈里卡納蘇斯的朱利安所派遣的傳教士，最後將他們空虛的信仰完全據有為止。朱利安流放到埃及時，他的對手塞維魯是安條克的教長，這位一性論者發揮辯論或影響力將朱利安擊敗。只有亞美尼亞人是優迪克真正的門徒，這位不幸的父老竟被大部分屬靈的後代拋棄。亞美尼亞人還保留這種信仰的觀點，認為神性和永不腐朽的物質創造出成年的基督，或者是無須創造就能存在。他們的仇敵譴責亞美尼亞人崇拜一個幽靈，為了反駁這種指控，他們就嘲笑和咒罵褻瀆上帝的雅各派，說他們把肉體最卑劣的弱點，甚至營養和消化這些自然的本能，都歸到神的身上。亞美尼亞人的宗教不可能從知識或權勢獲得更多的光榮。他們的皇族隨著最初的教會分裂而滅亡，那些身為基督徒的國王是拉丁人的部從，或是土耳其蘇丹朝廷設在伊康的諸侯。他們在13世紀興起和衰落，國土只限於西裡西亞地區，毫無希望的民族很少有機會享受奴役生活的安寧。

從最早的年代到現在，亞美尼亞一直是不斷上演戰爭的舞台。索菲斯王朝的政策極為殘酷，消滅從陶裡斯到埃維蘭這片土地上的人口。數以萬計的基督徒家庭被迫遷移到波斯遙遠的行省，有的遭到滅亡的命運，少數能夠繁衍綿延下去。受到高壓的權威統治，亞美尼亞人的宗教狂熱會熾烈燃燒而且義無反顧，寧可戴上殉教者的冠冕，也不要穆罕默德的白色頭巾。他們保持虔誠的信仰，痛恨希臘人的謬誤思想和偶像崇拜。他們與拉丁教會的短暫聯合併不是欠缺誠信的問題，否則他們的教長也不會將數以千計的主教呈獻在羅馬教皇的腳前。亞美尼亞人的教長居住在埃克米阿辛修道院，距離埃維蘭只有3里格。47位總主教每位有4到5位副主教，為了獲得絕對的服從，由總主教授予聖職，但是大部分高級教士都是掛名的榮譽職位，簡樸的言行使他們在宮廷覲見和供職時顯得更為尊貴。他們在舉行禮拜儀式後還要耕種田地，位階越高越要過嚴苛的苦修生活，我們的主教聽到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在他們屬靈的宗教帝國之內有8萬個城鎮或村莊，教長接受每個年齡在15歲以上人員自願繳納的少量稅款，每年的歲收大約是60萬克朗，仍不足以供應慈善事業和貢金從無間斷的需索。自從上個世紀初葉以來，亞美尼亞人在東部的貿易和商業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每年的贏利極多。等他們從歐洲回歸時，商旅隊通常會在埃維蘭附近稍作停留，在祭壇上奉獻他們辛勤工作的豐碩成果。優迪克的宗教信念在巴巴利(Barbary)和波蘭的會眾中宣講。
[383]




 (五)埃及人與科普特人所面臨的宗教動亂狀況(537—661A.D.)

在羅馬帝國的其餘部分，專制的君王用令人憎惡的信條來撲滅其他的教派，至少也要使他們保持沉默。埃及人的個性極為剛愎，始終反對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查士丁尼的策略就是期待他們的鬩牆，並且要抓住機會來排除異己。亞歷山大裡亞的一性論教會
[384]

 被腐朽而不斷的爭執撕裂，等到教長過世後，兩個黨派支持各自的候選人：蓋伊安是朱利安的門徒，狄奧多西(537—568 A.D.)是塞維魯的弟子。前者獲得僧侶、元老院議員、城市和行省的支持；後者則憑借聖職任命的時間在先，以及狄奧多拉皇后的重用和宦官納爾塞斯的武力，這些部隊原本可運用於更為榮譽的戰爭之中。最孚眾望的候選人被放逐到迦太基和撒丁尼亞，使得亞歷山大裡亞激起狂怒的火焰，在發生分裂170年以後，蓋伊安派的徒眾仍舊尊敬創始人的事跡和教義。雙方分別靠著數量和紀律的實力，發生互不退讓的血腥衝突，街道上滿佈市民和士兵的屍體，信仰虔誠的婦女爬上自己房屋的屋頂，把尖銳或沉重的器具投向敵人的頭頂。納爾塞斯最後的勝利要歸功於蔓延的大火，毀滅了在羅馬世界規模和人口位居第三的首府。查士丁尼的部將卻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征服一種異端邪說，狄奧多西自己也很快被免職，倒是沒有產生事故。

塔尼斯的保羅是一位正統教會的僧侶(538 A.D.)，被擢升到阿塔納修斯的寶座。他濫用政府的權力，任意派用或更換埃及的公爵和護民官，戴克裡先時代核定的麵包津貼被扣留，教堂無法維持都要關門，一個因宗教而分裂的民族被剝奪精神和實質的糧食。等輪到他下台時，狂熱和報復的人民將暴君革出教門，除了奴性深重的東方正教教徒以外，沒有人把他尊為一個人、一個基督徒或是一個主教。然而，像這樣的做法都是盲目的野心作祟，當保羅受到謀殺罪的起訴而被驅逐，他用700磅黃金作為賄款，乞求能恢復受到痛恨和羞辱的職位。

保羅的繼承人阿波利納裡斯排出作戰隊形，進入帶有敵意的城市，看上去既能祈禱也可以立即戰鬥。他的部隊全副武裝，分佈在所有的街道上，主座教堂的大門有人守備，一小隊精選的衛士配置在大廳的高壇上，用來保護首領的人身安全。等到他巍然在上，站立在寶座前面，把武士的上衣丟在一邊，隨即出現在群眾眼中的是穿著袍服的亞歷山大裡亞教長。大眾在驚愕之餘啞口無聲，但是等到阿波利納裡斯開始誦讀聖利奧的巨著，馬上就有一大堆咒罵、譴責和石塊向他投射過去，攻擊皇帝和宗教會議那討厭的走狗。使徒的繼承人毫不客氣地發起反擊，士兵涉過血流成河的街頭，據說有20萬人倒在刀劍之下。就是把當天的殺戮延伸到阿波利納裡斯長達18年的統治中，這種數字也令人難以置信。

後面兩位接任的教長優洛吉烏斯(580 A.D.)
[385]

 和約翰(609 A.D.)，盡一切力量要與異端分子對話溝通，武力和辯論比起福音書的表白更能發揮作用。優洛吉烏斯的神學知識都表現在許多捲著作上，用來誇大優迪克和塞維魯的謬誤，期望將聖西裡爾語焉不清的論點，能與利奧教皇和卡爾西頓神父所制定的正教信條，取得立場和內容一致的共識。慷慨好施的約翰基於迷信、仁慈或策略，下達指示要著手進行各項慈善事業和救濟行動，曾經自己出錢維持7500名窮苦無依人員的生活。等到他接任以後，發現教會的金庫有8000磅黃金，他從古道熱腸的虔誠教徒那裡募到1萬磅，然而這位總主教能夠在他的遺囑裡誇耀，個人身後的錢財還不到三分之一個價值最低的銀幣。亞歷山大裡亞的教堂全部移交給正統教會，一性論的信仰在埃及受到查禁和取締，恢復了一項法律使這些身為異端的土著不能享受國家的榮譽和薪俸。

教長更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征服埃及教會的賢明之士和領導人物。狄奧多西以使徒或狂熱信徒的精神，抗拒查士丁尼的威逼利誘。教長答覆：

誘惑者為了展現塵世的王國才運用這樣的誘騙手段，但是我的靈魂對我而言遠比生命和權力更為重要。教會落在一位君王的手裡，他能夠殺害我的肉體，但是拿我的良心無可奈何。無論是放逐、籍沒還是入獄，我都在所不惜。以前那些神聖的教長阿塔納修斯、西裡爾和狄奧斯科魯斯，我會堅持追隨他們的信仰。詛咒利奧的作品和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詛咒對他們制定的信條完全接受的人!詛咒他們從現在直到永遠!我赤裸裸離開母親的子宮來到世上，必然會赤裸裸進入墳墓，願那些敬愛上帝的人，跟隨我一起獲得救贖。

在使他的教友獲得安慰以後，他搭船前往君士坦丁堡，承受皇帝無可抗拒的壓力，連續進行了6次談話。他對神學的見解無論是在皇宮還是城市，都能獲得人們發自內心的好感。狄奧多拉發揮影響力保證他的安全，讓他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不傷顏面地去職。他雖然沒有在寶座上逝世，但能長眠在自己的故鄉，也是一件幸事。阿波利納裡斯接獲他亡故的消息，竟然非常無禮地宴請貴族和教士，但是要重新舉行選舉的報道也使他笑顏頓失。就在他享用亞歷山大裡亞的財富時，他的對手管理著蒂巴伊斯修道院，獲得人民的自由奉獻而維持下去。教長的永久繼承權因狄奧多西的去世而獲得認可，敘利亞和埃及的一性論教會，以雅各派的名義和共同的信仰聯合起來。這樣的宗教信仰原來只限於敘利亞一個範圍很狹窄的教派之內，但現在擴展到埃及或科普特民族的大多數人中間，他們幾乎一致反對卡爾西頓大公會議的裁決。

自從埃及的王國滅亡以後，1000年的時間轉瞬而過，亞洲和歐洲的征服者一直騎在這樣一個民族的頭上。他們過去所擁有的古老智慧和權力，已經超越歷史的記錄。他們的民族精神被宗教狂熱和迫害的衝突重新點燃火花，於是棄絕希臘的習俗和語言，並且把它當成來自外國的異端邪說。在他們的眼裡，每個東方正教基督徒都是陌生人，雅各派信徒則都被看成是自己的市民。教士不得結婚和舉行葬禮儀式，違者視為犯下最重的罪過。當地的土著拒絕承認對皇帝的忠誠和效命，只要離開亞歷山大裡亞一段距離，皇帝的命令就只有在軍事武力的強制之下才會得到他們的服從。這個民族盡最大努力來恢復埃及的宗教和自由，600所修道院培養數以萬計的神聖武士，就他們來說生有何歡而死又有何懼。不過經驗能夠區分主動與被動的勇氣，狂熱的信徒接受拷問架和火刑的荼毒，不會發出一聲呻吟，等到面對全副武裝準備接戰的敵軍，就會渾身戰慄趕快逃走。埃及人的性格怯懦，只能將僅有的希望寄托於更換主人。

科斯羅伊斯二世的軍隊減少了地區的人口數量，然而雅各派信徒在波斯人的統治之下，倒是享受了一段短暫而不算穩定的休養生息時間。赫拉克利烏斯的勝利不僅恢復了宗教迫害而且變本加厲，教長再度離開亞歷山大裡亞到沙漠避難。本傑明(625—661 A.D.)逃走時聽到激勵士氣的聲音，囑咐他要等待下去，再過10年就會獲得一個外來民族的協助，這個民族就像埃及人一樣舉行古老的割禮儀式。

解救者的狀況和解救的性質以後會詳加說明，我現在必須跨越11個世紀的間隔，敘述埃及的雅各派信徒目前的慘狀。人煙稠密的大城市開羅提供住處或是庇護所，給貧窮的教長及剩餘的10名主教，阿拉伯人入侵以後還留下40所修道院。科普特民族遭遇到奴役和背教的迫害過程，使人口衰減到剩下2.5萬到3萬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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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極為可恥的局面，他們都是一群不識字的乞丐，只有更為不幸的希臘教長和數量更為稀少的會眾，對比起來才能給他們一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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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阿比西尼亞人的宗教問題和耶穌會的建樹(530—1632A.D.)

科普特的教長無論是愷撒的叛徒還是哈里發的奴隸，仍然以卑躬屈膝服從努比亞和埃塞俄比亞的國王為榮。教長以誇大他們的貢獻來宣示效忠，同時厚顏無恥地斷言，他們能率領10萬名騎士以及相同數量的駱駝進入戰場，可以投鞭阻斷尼羅河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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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長的祈禱使得埃及甚至整個世界獲得和平與富足。狄奧多西流亡到君士坦丁堡時，向他的女保護人毛遂自薦，他要使從北迴歸線到阿比西尼亞國境的努比亞的黑人民族改信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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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奉正教的皇帝對女皇的企圖產生懷疑，同時要一爭高下，於是派遣相互敵對的傳教士，分別是東方正教和雅各派的信徒，讓他們同時搭船前往。但基於愛情或畏懼的動機，女皇的命令被更有效地執行。正統教會的教士為蒂巴伊斯省長扣留，這時努比亞的國王和他的宮廷很快受洗，皈依狄奧斯科魯斯的教義內容和禮拜方式。

查士丁尼派出的使者到達的時間遲緩，覲見國王受到禮遇以後被打發歸國。但是當使者指控埃及人犯下異端和背叛的罪行時，黑人改信者受到教導後知道該如何答覆，因此說道：「知道他是卡爾西頓大公會議派來的使者，絕不會為帶來迫害的人而放棄他的弟兄，這些都是有真正信仰的教徒。」經過很多個世代，努比亞的主教一直由亞歷山大裡亞的雅各派教長命名和授予聖職，到12世紀，還是基督教在那個地區佔有優勢的地位。有一些儀式及殘留的若干遺跡，在森納和棟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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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落後的村莊仍舊可以見到。然而努比亞人還是噩運難逃，又重新恢復偶像崇拜，當地的水土氣候使得一夫多妻的習性根深蒂固，他們最後還是背離十字架，讓《古蘭經》獲得勝利。一個形而上的宗教對於黑種民族而言，可能顯得過分的精微和高雅，然而黑人或鸚鵡經過教導後，還是可以重複念出卡爾西頓或一性論者的信條。

基督教在阿比西尼亞帝國有更根深蒂固的基礎，雖然相互的聯繫經常受到干擾，這段時間也有70到100年之久，但是就亞歷山大裡亞的母會來說，還是保留這個殖民地成為永久的門徒。只要有7個主教就可以組成埃塞俄比亞宗教會議，等到主教人數增加到10位，能夠選出一位獨立的總主教。埃塞俄比亞有位國王出於自己的野心，就晉陞他的兄弟坐上教會的寶座。預判會有這種狀況發生，所以反對增加主教的數目。主教的職位也逐漸加以限制，只能由擁有「阿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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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銜的人士擔任，這些人都是阿比西尼亞教士階級的領導人物和創始人。教長以埃及僧侶來補充空出的職位，這位陌生人的外表在人民的眼中應該看上去是年高德劭的，對於國君也不會帶來危險或造成威脅。

在公元6世紀(530 A.D.)埃及的宗教分裂已成定局時，敵對雙方的首腦以及他們的保護人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相互之間努力競爭，要在征服遙遠和獨立的行省方面勝過對手。皇后用勤奮的工作態度再度贏得勝利，虔誠的狄奧多拉在僻遠的地區建立教會，灌輸雅各派的信仰及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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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亞人的宗教使他們在諸敵環繞的狀況下，沉睡了近1000年之久，已經忘懷整個世界，也被世界遺忘。葡萄牙人繞過非洲的南端，出現在印度和紅海以後(1525—1550 A.D.)，好像是從遙遠的星球降臨地面將他們驚醒。經過初次的交談，羅馬和亞歷山大裡亞的臣民觀察到信仰方面的類似而非相異之處。兩個民族都期望通過與基督教同宗弟兄的聯盟，獲得更為重要的利益。埃塞俄比亞人處於孤獨和隔離的狀況，幾乎再度墮落到野蠻生活之中。他們的船隻過去曾赴錫蘭從事貿易，現在竟然不敢在阿非利加的河流中航行。阿克蘇美的遺跡被這個民族放棄，大家都分散在村莊裡。皇帝成為虛有其表的頭銜，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能居住在固定的營地就感到滿意。

阿比西尼亞人知道自己非常貧窮，想出合理的計劃要輸入歐洲的才智和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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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使臣接受教導，要在羅馬和里斯本提出懇求，希望獲得一群鐵匠、木匠、瓦匠、泥水匠、印刷工人、外科醫生和內科醫生，以供他們的國家使用。等到發生緊急的危險狀況，有必要給予武器和兵員，使其獲得立即和有效的援助，用來保護不好戰的民族免遭野蠻的侵略，使這個內陸國家不致受到蹂躪。這時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正派遣強大的兵力從海岸前進。450名葡萄牙人在戰場上發揮歐洲人天生的勇敢果決的精神，加上滑膛槍和火炮難以抗拒的威力，最終拯救了埃塞俄比亞。皇帝在極為驚恐的時刻，答應要讓自己和臣民恢復正統基督徒的信仰。一位拉丁教長代表教皇至高無上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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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的疆域擴大了10倍，應擁有比美洲的礦脈更多的黃金，懷著貪婪和狂熱的最具野心的希望，要建立一個完全順服為基督徒所有的非洲。

然而因痛苦所迫而立下的誓約，在身體復原以後就被遺棄。阿比西尼亞人仍舊堅持不屈，遵從一性論的教義，相互的爭辯使虛弱無力的信仰激起反抗的怒火。他們把拉丁人烙上阿里烏斯派和聶斯托利派的標籤，把這一切都歸罪於他們崇拜「四」個神，這是分離基督的兩種性質而造成的。夫雷摩納是分配給耶穌會的傳教士用來舉行禮拜儀式的地點(1557 A.D.)，也可以說是拿來供流放之用。這些傳教士精於文理科學和工匠技藝，他們的神學知識和端莊有禮的行為，只是受到尊敬，卻無法達成傳教的作用。他們並沒有被上天賜予奇跡，歐洲軍隊增援的希望也最終破滅。經過40年的忍耐和努力，終於獲得更為有利的覲見，阿比西尼亞的兩位皇帝被說服，羅馬會使獻身的修士得到塵世和永恆的幸福。最早改變信仰的皇帝喪失寶座和生命，「阿布納」赦免叛軍，認為他們的行動是替天行道，大聲威脅要將叛教者革出教門，也使臣民不再受效忠宣誓的束縛。蘇斯尼烏斯憑著勇氣和運氣，用塞古伊德的名義登極稱帝，替扎登吉爾的命運和氣數報仇，用更為積極的態度來實現親戚未能達成的宗教大業。在耶穌會修士和他那些不識字的教士之間，展開無法勢均力敵的戰鬥，皇帝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宣佈自己是信仰卡爾西頓信條的改宗者，認為他的教士和人民都會毫不遲疑地贊同君王的宗教。在自由選擇之後緊接著就是強制的法律，只要相信基督有兩種性質，就要接受痛苦的死刑。阿比西尼亞人被禁止在安息日工作和嬉戲。塞古伊德面對歐洲和非洲，公開宣佈要與亞歷山大裡亞教會斷絕一切關係。

耶穌會修士阿方索·門德茲是埃塞俄比亞的正統教會教長(1626 A.D.)，以烏爾班八世的名義接受悔罪者的效忠，以及他發誓棄絕異端的行動。國君跪在地上說道：「我承認教皇是基督在人間的代理人，聖彼得的繼承者，也是統治全世界的君王，我發誓對他要絕對服從，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王國奉獻在他的腳下。」他的兒子、弟兄、教士、貴族甚至宮廷的婦女都要立下同樣的誓詞。他把位階和財富授予拉丁教長，傳教士在帝國最重要和最便利的位置興建教堂或城堡。耶穌會修士自己譴責他們的首領不智，犯下致命的錯誤，忘掉福音的寬大為懷和自己所下達的政策，在倉促之間運用暴力推行羅馬的禮拜儀式和葡萄牙人的宗教法庭。他譴責古老的割禮，然而這是基於健康而並非迷信的緣故，才首先於埃塞俄比亞發明，這地區就氣候而言有其必要。新的洗禮儀式和新的授予聖職典禮給當地土著帶來痛苦，就是最神聖的死者在墳墓裡也不得安寧，而最顯赫的人物被外國的教士革出教門，這使他們感到恐懼而戰慄不已。阿比西尼亞人為了保衛他們的宗教和自由，不得不激起狂熱的情緒，帶著不惜犧牲的精神揭竿而起。5次叛亂遭到撲滅，使得舉事者血流遍地，兩位主教在會戰中陣亡，整個軍團橫屍戰場或是窒息在洞穴之中。所有人員無論階級、地位和性別，只要是羅馬的敵人，就難逃羞辱的死亡。但是勝利的國君最後還是屈服了，那是因為這個民族以及國君的母親、兒子和最忠誠的朋友，能夠發揚堅持到底的決心。塞古伊德聽到憐憫、理性或是畏懼的聲音，他基於良知所發佈的詔書很快就揭露出耶穌會修士的暴虐和軟弱。巴西裡德在他的父親過世以後將拉丁教長趕走(1632 A.D.)，恢復全民的意願和埃及的信仰和修行方式。一性論者的教堂迴響著凱旋的歌聲，「現在已經把埃塞俄比亞的綿羊從西方的鬣狗口裡救出來」。孤寂的王國永遠關上大門，排斥歐洲的技藝、科學和宗教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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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名表

Abrahah　亞伯拉哈

Abraham Ecchellensis　亞伯拉罕·伊契倫西斯

Abulfeda　阿布爾菲達

Abulpharagius Gregory　阿布法拉吉烏斯

abuna　「阿布納」

Abydus　阿比杜斯

Accursius　阿庫修斯

Acephali　平等派

Acta Diurna　《每日新聞通報》

Adarman　阿達曼

adventitious　「附加財產」

Aelianus Tactucus　伊利阿努斯

Aelius Paetus　伊利烏斯·庇圖斯

Aeolic　伊奧裡克

aereas　銅板

Aeschines　伊斯奇尼斯

agnats　父方親屬

Agnellus　阿格內盧斯

Agrigentum　阿格裡真托

Akmim　阿克米

Alba Graeca　阿爾巴·格裡卡

Alboin　阿爾波因

Alciat　阿爾西阿特

Alemannus　阿勒曼努斯

Alexis de Menezes　亞歷克斯·德·美尼澤斯

Alfred　阿爾弗雷德

Alphonso Mendez　阿方索·門德茲

Alrashid　阿拉謝德

Amalphi　阿馬爾菲

Ameria　阿梅裡亞

Ammonius　阿摩尼奧斯

Anastasia　阿納斯塔西婭

Anchialus　安基阿盧斯

Ancyra　安卡拉城

Angamala　安加馬拉

Angelo Rocca　安吉洛·羅卡

Angelus Politianus　 阿格拉斯·波利提努斯

Anthropomorphites　擬人派

Antiochus　安提阿克斯

Antistius Labeo　安提斯提烏斯·拉貝奧

Antoninus Augustus 安托尼魯斯·奧古斯都

Apollinaris　阿波利納裡斯

Apollonius　阿波羅尼烏斯

Arabia Felix　阿拉伯·菲利克斯

Arabia　阿拉比婭

Arabissus　阿拉比蘇斯

Arachosia　阿拉科西亞

Aramoean　阿拉米安語

Araxes　阿拉克西斯

Arba　阿爾巴河

Arbuthnot John　阿巴思諾特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Aristus　阿里斯圖斯

Armatius　阿爾馬提烏斯

Arsacia　阿薩西亞

Arsacides　阿爾薩息德斯

Artemita　阿爾特米塔

Asclepiades　阿斯克勒皮阿德斯

Asfeld　阿斯菲爾德

Asphahan　阿斯法罕

Asseman　阿西曼

Assemanni　阿塞曼尼

Assemanus　阿塞曼努斯

asses　阿斯(貨幣單位)

Ateius Capito　阿提烏斯·卡庇托

Atticus　阿提庫斯

Audoin　奧鐸因

Augustinus　奧古斯提努斯

Aulus Gellius　奧盧斯·吉利烏斯

Autharis　奧薩裡斯

Avitus　阿維圖斯

Azimuntium　阿茲穆提烏姆

Azimus　阿茲穆斯

Bacchus　巴庫斯

Bacon　培根

Baduarius　巴杜裡烏斯

Bahram　巴赫拉姆

Baian　巴伊安

Balch　巴爾克

Barbary　巴巴利

Bardanes　巴爾達尼斯

Barhebraeus　巴爾赫佈雷烏斯

Barid　巴裡德

Barsumas　巴爾蘇馬斯

Bartolus　巴爾托盧斯

Basilides　巴西裡德

Bayle Pierre　貝爾

Beaufort Louis de　波福特

Beausobre Isaac de　博索布勒

Belshazzar　伯沙撒

Bentley　本特利博士

Berenice　貝雷尼塞

Beretti　貝雷提神父

Bergamo　貝加莫

Beroea　貝羅亞

Bindoes　賓杜斯

Blachernae　布拉契尼

Blackstone Sir William　布萊克斯通

Blemmyes　布倫米人

Boccaccio　薄伽丘

Boileau-Despreaux Nicolas　布瓦洛

Bollandists　波朗德派

Bologninus　波洛尼努斯

Bouchaud　布紹

Boulainvilliers Henri de　布蘭維利耶

Brenckman　布倫克曼

Brescia　佈雷西亞

Bulter　布爾特

Buzurg　伯祖爾格

Bynkershoek　賓克斯胡

Caecilius　愷西利烏斯

Caelian　西蓮山

Caius　蓋烏斯

Camaldoli　卡馬多利

Camillus　卡米盧斯

Canaan　迦南

Candaules　坎道勒斯

Candidian　坎狄狄安

Canobin　卡諾賓

Capito　卡庇托

Carmania　卡曼尼亞

Carpocrates　卡勃克拉特

Carvilius Ruga　卡維利烏斯·魯伽

Casaubon Isaac　卡索邦

Casbin　卡斯賓

Cascellius　卡西多里烏斯

Cassius　卡修斯

Catonian　卡托尼安

Catullus　卡圖盧斯

Catus　卡圖斯

Celer　塞萊裡

Celestine I　切萊斯廷一世

Celsus　塞爾蘇斯

Ceres　克瑞斯

Cerinthus　塞林蘇斯

Cervidius　塞爾維狄烏斯

Charondas　沙隆達斯

Chartres　沙特爾

Chemnis　克姆尼斯

Childebert　奇爾德伯特

Chiozza　基奧嘉

Chozars　科扎爾斯人

Chremes　奇雷梅斯

Chrysaphius　克裡薩菲烏斯

Civita Vecchia　奇維塔·韋基亞

Classe　克拉西

Clemens　克萊芒

Clement XI　教皇克萊芒十一世

Clepho　克勒夫

Clitarchus　克利塔庫斯

Cochin　交趾

Code　《御法集》

coemption　「初夜」

cognats　母方親屬

Coimbra　科英布拉

Commachio　科馬齊奧

Commentiolus　科門提奧盧斯

Comum　科穆姆湖

consensu　「承諾」

Consentia　康森提亞

Constantina　君士坦提娜

Constantine Porphyrogentius　君士坦丁·波菲洛根提烏斯

Contius　康提烏斯

Coptic　科普特語

Corippus　科裡普斯

Corneille　高乃依

Cornelius　《高乃利烏斯法》

Corsini　科西尼

Cortona　科托納

Cosmas　聖徒科斯馬斯

Cranganor　克朗加諾

Crestona　克裡斯托納

Crispus　克裡斯普斯

Croesus　克囉囌斯

Ctesias　特西阿斯

Cujacius　庫雅修斯

Cunimund　庫尼蒙德

Curdistan　庫爾迪斯坦

Cybele　西布莉女神

Cyril Lucar　 西裡爾·盧卡

Cyrrhus　西拉斯

D』Herbelot　德貝洛

Damian　達米安

Daquesseau　大法官達格索

Dastagerd　達斯塔傑德

de Claris Oratoribus　《論清晰的演說》

de Legibus　《論法律》

de Oratore　《論演說家》

De Rebus Christianis ante Constantinum　《君士坦丁前的基督教之謎》

de Sectis　《論學派》

de Valois　德瓦·羅伊

Decemvirs　十人委員會

Delia　德莉婭

Diamper　戴佩爾

Digest　《論法彙編》

Diocletianopolis　戴克裡先諾波裡斯

Diodorus Siculus　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

Dionysius Halicarnassensis　狄奧尼斯·哈利卡納蘇

Diophantus　狄奧凡圖斯

Dioscorus　狄奧斯科魯斯

Diospolis　狄奧斯波裡斯

Docetes　幻影派

Dodwell Henry　多德維爾

Domat　多瑪特

Domenichino　多米尼契諾

Dongola　棟古拉

Dorian　多里安人

Doric　多里克

Dorotheus　多羅修斯

Dracon　德拉古

Droctulf　德洛克托夫

Duilian　杜伊利安

Duker　杜克

Ebal　伊巴爾

eboreas　「象牙」

Edicts　《諭令》

Edrisi　伊迪裡西

Egeria　伊吉麗亞

Ekmiasin　埃克米阿辛修道院

Elamites　埃蘭人

Elias　伊利阿斯

Elijah　以利亞

Elmacin Georgius　埃爾馬辛

Emesa　埃米薩教會

Ennius　恩尼烏斯

Epiphania　伊庇法尼婭

Erivan　埃裡范

Erixo　伊裡克索

Este　埃斯特家族

Etruscans　伊特拉斯坎人

Eugubine　優古比尼

Eulogius　優洛吉烏斯

Eutropius　優特羅皮烏斯

Eutyches　優迪克

Eutychius　歐提索烏斯

Eviran　埃維蘭

Facundus　法康達斯

Falcidian　法爾西迪安

Falernian　法勒尼安

Faras　法拉斯

Faro　法洛

Faustus　福斯圖斯

Favonius　法沃尼烏斯

Felix　菲利克斯

Ferhad　菲哈德

Ferrara　費拉拉

Flaccus　弗拉庫斯

Flavian　大主教弗拉維安

Flodus Sabinus　弗洛杜斯·薩比努斯

Florentinus　佛洛倫提努斯

Foggini　弗吉尼

Fontanini　豐塔尼尼

Fontenelle　豐特內勒

Forum Julii　朱利艾廣場

Fourmont　弗爾蒙特

Francis Hottoman　弗朗西斯·霍托曼

Fremona　夫雷摩納

Friuli　弗留利

Fust　富斯特

Gagnier John　加尼爾

Gaian　蓋伊安

Galanus　加拉努斯

Galata　加拉塔

Galba　伽爾巴

Gallienus　伽利埃努斯

Gandzaca　甘扎卡

Garibald　蓋裡巴爾德

Garizim　加裡茲姆

Gaza　蓋卡

Gazaca　蓋扎卡

Gazna　加茲納

Geddes　格德斯

Gemelli Carreri　格梅利·卡雷裡

Gerard Noodt　傑拉德·諾特

Germanicia　日耳曼尼西亞

Gisulf　吉蘇夫

Gnapheus　格納菲烏斯

Goa　果阿

Gordian　戈爾狄安

Grado　格拉多

Graevius　格裡維烏斯

Gravina　格拉維納

Gregorio　格列高利奧

Gregory Bar-Hebraeus　格列高利·巴爾赫布裡烏斯

Gubbio　古比奧

Guido　基多家族

Gyges　巨吉斯

Halicarnassus　哈里卡納蘇斯

Halle　哈勒

Haloander　哈洛安德

Halys　哈里斯河

Hatfield　哈特菲爾德

Hebdomon　赫布多蒙皇宮

Heineccius Johann Christian　海尼修斯

Helmichis　赫爾米奇斯

Henoticon　「和諧論」

Heraclea　赫拉克利亞

Heracliad　《赫拉克勒德》

Heraclides Ponticus 赫拉克利德斯·提庫斯

Heraclitus　赫拉克利圖斯

Heraclius　赫拉克利烏斯

Hermes　赫爾墨斯

Hermodorus　赫摩多魯斯

Hermogenian　《赫摩吉尼安法典》

Hermopolis Magna　赫摩波裡斯·瑪格納

Hesperia　「西方之國」

Hesychius　赫西奇烏斯

Heyne　海尼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Historia Pandectarum Florentinorum　《佛羅倫薩的民法彙編史》

Honoratus　霍諾拉圖斯

Horatius Blancus　霍拉提烏斯·布蘭庫斯

Hormisdas　霍爾米斯達

Hormouz　霍爾木茲

Hypatia　海帕蒂婭

Ibas　伊巴斯

Iconium　伊康

Institutes　《法學初步》

Irak　伊拉克行省

Isaac Vossius　伊薩克·福修斯

Isaac　艾薩克

Isaeus　伊西烏斯

Isaiah　以賽亞

Issus　伊蘇斯

Ivo　伊沃

Jablonski　賈布隆斯基

Jacques de Vitra　傑克·德·維特拉

James Baradaeus　詹姆斯·巴拉迪烏斯

James Capellus　詹姆斯·卡佩盧斯

Jocobus Baradaeus　賈可布斯·巴拉迪斯

John Bermudez　約翰·貝爾穆德茲

John Marsham　約翰·瑪夏姆

John Scheffer　約翰·謝弗

Jonas　約納斯

Joseph Abudacnus　 約瑟夫·阿布達克努斯

Joseph Simon Assemanus　約瑟夫·西蒙·阿塞曼努斯

Judea　猶地亞

Julius Paulus　尤里烏斯·保盧斯

Jupiter Ammon　朱庇特·阿蒙

Keraites　克拉惕人

Khondemir　孔德米爾

Khosrou　科什羅

Kosa　「吐蕃」

L』Hopital　洛庇塔

La Croze Matnurin Veyssiere de　拉·克洛茲

La Roque　拉·洛克

Labeo　拉貝奧

Lactantius　拉克坦提烏斯

Laodicea　拉奧狄凱亞

Latian　拉提安

Laurentius Valla　勞倫提烏斯·瓦拉

Legibus Solutus　「法律解脫者」

Leontia　利奧提婭

Leontius　利奧提烏斯

Libanus　利巴努斯

Liber Pontificalis　《主教政令彙編》

Lilius　利利烏斯

Lissa　利薩

Liutprand　勒特普朗德

Locrians　洛克裡亞

Logos　「邏各斯」

Longinus　朗吉努斯

Ludovicus Vives　盧多維庫斯·維維斯

Lycophron　萊科夫倫

Lycopolis　萊科波裡斯

Lycurgus　萊喀古士

Lysias　利西阿斯

Maabar　馬阿巴城

Mabillon　馬比榮

Macarius　馬卡裡烏斯

Macedonius　馬其頓尼烏斯

Madras　馬德拉斯

Mahmud　馬哈穆德

Malleolus　馬勒奧盧斯

Malmesbury　馬姆斯伯裡

manceps　「原主」

mancipium　「擔保」

Manes　摩尼

Manilian　曼尼利安

Manilius　曼尼裡烏斯

Mantua　曼圖亞

Marcian　馬西安

Marcionites　馬西昂派

Marco Polo　馬可·波羅

Mardaites　馬爾代特

Maron　馬龍

Martina　瑪蒂娜

Martyropolis　馬爾提羅波裡斯

Maruthas　瑪魯薩斯

Matius　馬提烏斯

Maurice　莫裡斯

Maximian　馬克西米安

Maximus　馬克西穆斯

Mebodes　梅波德斯

Melchites　東正教徒

Meliapour　墨利頗

Melitene　梅利泰內

Memnon　門農

Memphis　孟斐斯

Menander　米南德

Mennas　梅納斯

Merdaza　默達扎

Merdin　梅爾丁

Meursius Joannes　墨爾修斯

Middleton　米德爾頓

Miletus　米利都

Mill　米爾

Milo　米洛案

Milton John　彌爾頓

Mirkhond 米爾克漢德

Misna　密斯納

Modain　摩代因

Modena　摩德納

Modestinus　莫德斯提努斯

Mogan　莫甘平原

monophysite　一性論

monothelites　一志論者

Montaigne　蒙田

Montanists　孟他努派

Monza　蒙扎

Mopsuestia　莫普蘇埃斯提亞

Mosul　摩蘇爾

Mucian　穆西安家族

Mucius Scaevola　穆修斯·斯卡埃沃拉

Murena　穆雷納

Nabathoean　納巴錫安語

Nader Shah　納迪爾沙王

Nairon　奈隆

Napata　納帕塔

Naplous　納普盧斯

Neapolis　尼亞波裡斯

Nestia　尼特裡亞

Nestorius　聶斯托利

Neyss　尼斯

Nicetas　尼西塔斯

Nicetius　主教尼西提烏斯

Niebuhr Carsten　尼布爾

Nitrian　尼特裡亞派

Novatians　諾瓦替安派信徒

Novels　《御法新編》

Nyssa　尼薩

Olearius　奧勒裡烏斯

Orestes　奧列斯特

Origen　奧利金

Ormia　奧米亞

Orosius　奧羅修斯

Orphitian　奧菲提安

Ostius　奧斯提烏斯

Otanes　奧塔尼斯

Pamphronius　潘夫洛尼烏斯

Panaetius　帕尼提烏斯

Pandects　《民法彙編》

Panopolis　潘諾波裡斯

Pansophia　潘索菲婭

Papias　帕皮阿斯

Papinian　帕皮尼安

Papirius　帕皮裡烏斯

Parabolani　帕拉波拉尼

Parviz　「帕維茲」

Patrocles　帕特洛克利

Paucton　保克頓

Paulinus　保利努斯

Paulus　保盧斯

Pedianus　佩迪阿努斯

Pegasus　珀伽索斯派

Pelagius　貝拉基烏斯

Pelasgic　佩拉斯吉

Pentapolis　彭塔波裡斯

Pera　佩拉

Peredeus　皮雷德烏斯

Pericles　伯裡克利

Perpetual Edict　《永久成規》

Perron d』Anquetil　佩龍·丹奎特爾

Persarmenia　佩薩美尼亞

Petavius Denis　佩塔維烏斯

Petra　佩特拉

Petronius Arbiter Gaius　彼得洛尼烏斯

Phallas　費勒斯

Pharisees　法利賽人

Pharsalia　法爾薩利亞

Philip Argelatus　菲利普·阿爾格拉圖斯

Philoxenus　菲洛克西努斯

Phocas　福卡斯

Pighius　皮吉烏斯

Pilpay　皮爾佩

Placentia　皮德蒙特

Placentia　 普拉森提亞

Placidia　普拉西狄婭

Platina　普拉提納

Politian　波利提安

Pollux　波盧克斯

Polycarp　波利卡普

Pomponius　蓬波尼烏斯

Porcian　《波西安法》

Potter　波特

Priestley Joseph　普裡斯特利

Priscus　普裡斯庫斯

Proclus　普羅科盧斯

Proculius　普洛庫利烏斯派

profectitious　「原始財產」

professional　「登記財產」

Propertius　普洛佩爾提烏斯

Proterius　普洛特裡烏斯

Publius Falcidius　普布利烏斯·法爾西迪烏斯

Pulcheria　普爾喀麗亞

Pule Rudbar　普勒·魯得巴爾

Purchas　普爾查斯

Quartodecimans　十四日派

Quintus　昆塔斯

Ragae　拉吉

Rasaphe　拉沙菲

Ratchis　拉特奇斯

re　「實有」

Reggio　雷焦

Regifugium　裡吉弗吉烏姆

Rei　雷伊

Reimar　雷瑪

Renaudot Eusebe　雷納多

Rhazates　拉扎特斯

Rhegina　雷吉納

roboreas　「橡木」

Romagna　羅馬涅

Romilda　羅米達

Rosamond　羅莎蒙德

Rotharis　羅薩裡斯

Rousseau　盧梭

Royalists　保皇分子

Rusticus　魯斯提庫斯

Sabinus　薩比努斯

Sain　薩因

Salban　薩爾班

Sale　薩萊

Saliare Carmen　薩利裡·卡門

Salisbury　索爾茲伯裡

Salonica　薩洛尼卡

Salvius Julian　薩爾維烏斯·朱利安

Samson　參孫

Sapor　沙普爾

Sarbar　薩巴爾

Sarbaraza　沙巴拉扎

Sardes　薩爾代斯

Sarus　薩魯斯河

Save　薩沃河

Saxe-Gotha　撒克遜哥達

Scaevola　斯卡埃沃拉

Scanderoon　斯坎德隆灣

Scatinian　《斯卡提尼安法》

Schikard　什卡德

Schirin　斯奇琳

Schultens Albert　舒爾廷斯

Schultingius　舒廷吉烏斯

Sebaste　塞巴斯特

Secundus　塞康杜斯

Segued　塞古伊德

Seius　塞伊烏斯

Seleucus　塞琉古

Sempronius　森普羅尼烏斯

Sennaar　森納

Serapion　塞拉皮昂

Serbi　塞爾維亞人

Sergiopolis　塞爾吉奧波裡斯

Servius Sulpicius　塞維烏斯·蘇爾比烏斯

Servius Tullius　塞維烏斯·圖利烏斯

Shebdiz　希布迪茲

Sherhzour　捨佐爾

Sichem　示劍

Side　塞德

Sidonius Appollinaris　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

Silesia　西裡西亞

Simon　西門

Simon　西蒙

Singidunum　辛吉杜努姆

Sipontum　西潘圖姆

Sira　西拉

Sirmium　西米烏姆

Siroes　西羅伊斯

Sisinnius　西西尼烏斯

Socotra　索科特拉島

soldan　「諍友」

Sophia　索菲婭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Sophys　索菲斯

Spauta　斯保塔湖

St.Autonomus　聖奧托諾穆斯教堂

St.Euphemia　聖優菲米亞大教堂

St.Thome　聖托默

Stobaeus　斯托比烏斯

Striga　「斯特裡迦」

substitutions fidei-commissaires　「托管物之接受」

Sulla　蘇拉

Susneus　蘇斯尼烏斯

Sylvia　西爾維亞

Tanis　塔尼斯

Targetius　塔吉提烏斯

Tarpeian　塔皮安

Tarquin　塔昆文

Tasso Torquato　塔索

Taurellus　陶雷拉斯

Tauric Chersonesus　陶裡克·切森尼蘇斯

Tauris　陶裡斯

Taurus　陶魯斯

Tavernier Jean Baptiste　塔韋尼爾

Taylor　泰勒

Tebris　特布裡斯

Teflis　特夫利斯

Tellez　特勒茲

Terasson　特拉遜

Terence　特倫斯

Tertullian　德爾圖良

Texeira　特克西拉

Teyss　蒂薩河

Thaumasius　索馬修斯

Thebarma　塞巴瑪

Theobald　狄奧巴爾德

Theocteste　狄奧克特斯特

Theodotus　狄奧多圖斯

Theon　塞昂

Theophylact Simocatta　狄奧菲拉克特·西摩卡塔

Theophylact　狄奧菲拉克特

Theopompus　狄奧蓬普斯

Theudelinda　托伊琳達

Thurium　圖林烏姆

Tiberius　提比略

Timarchus　馬爾庫斯

Timotheus　提摩修斯

Timothy　提摩太

Tirol　蒂羅爾

Tobit　托比特

Trebellian　特雷貝利安

Treves　特裡夫

Trevisans　特雷維桑人

Tribonian　特裡波尼安

Tripartite　《三方紀要》

Trisagion　三聖頌

Tryphon　特裡豐

Tubero　圖貝羅

Turisund　圖裡桑德

Turkistan　突厥斯坦

Twelve Tables　十二銅表法

Tzechi　策契人

Ulpian　烏爾比安

Vacarius　瓦卡裡烏斯

Valentine　瓦倫廷

Valerian　《瓦列利安法》

Van　凡恩

Varanes　瓦拉尼斯

Varro Narcus Terentius　瓦羅

Venantius　韋南提烏斯

Veratius　維拉提烏斯

verbis　「名義」

Verres　維雷斯

Victor Tunnunensis　維克托·塔努尼西斯

Vigilantia　維吉蘭提婭

Vigilius　維吉利烏斯

Viriplaca　維裡普拉卡

Voconian　《沃科尼安法》

Volney　沃爾尼

Voltaire　伏爾泰

Wallace　華萊士

Wallachia　瓦拉幾亞

Walton Brian　瓦頓

Wetstein Johann Jacob　威特斯廷

William Jones　威廉·瓊斯

Xenaias　澤納阿斯

Zab　扎布

Zacagni　扎卡尼

Zachariah　撒迦利亞

Zacharias　主教撒迦利亞

Zadenghel　扎登吉爾

Zaleucus　扎琉庫斯

Zamorin　扎摩林

Zanzalus　占扎盧斯

Zapharan　扎法蘭

Zara　扎拉山脈

Zendavesta　《阿維斯陀聖書》

Ziebel　齊貝爾

Zobeide　佐貝德

Zulfa　祖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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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暗時代的法學家對於法典的引用，基於權威的心理和習慣，建立了一種荒謬而又不可思議的模式。在引用《御法集》《民法彙編》和《法學初步》時，他們提到的數字不是指卷數而是法規，以能背出這個數字下面題目的頭一字而感到自滿，而這些題目超過1000個。路德維希想要擺脫這種賣弄本事的負擔。我也願意採用簡便而合理的辦法，標出書卷、題目和法規的編號。


[2]
 　日耳曼、波希米亞、匈牙利、波蘭和蘇格蘭接受這些《法典》，將它們作為習慣法或不成文法，《法典》對法蘭西、意大利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英格蘭，從斯蒂芬到愛德華一世這位英國的查士丁尼，《法典》都一直受到尊敬。


[3]
 　弗朗西斯·霍托曼是16世紀一位博學多才而又思維敏銳的律師，抱著羞辱庫雅修斯的念頭，另一方面要讚許洛庇塔大法官的論點。他的《反特裡波尼安論》於公元1609年以法文形式出版，後來由他的派系傳播到日耳曼。


[4]
 　在這些給我指導的人物之中，要將博學和出眾的海尼修斯(1681—1741A.D.，法學家和歷史學家)置於前列，他是一位日耳曼教授，公元1741年在哈勒去世。他的法學作品經過整理，編成八卷在日內瓦出版，我曾經運用他的論文資料計有四種。


[5]
 　蓬波尼烏斯是兩安東尼時代的羅馬律師，他的作品《論法律的起源》現在只留下斷簡殘篇，經過特裡波尼安的刪節甚至可能以訛傳訛，後來賓克斯胡克又將之恢復原狀。


[6]
 　[譯注]原文提到羅馬有30個區部，事實上全體羅馬市民分屬35個區部，區部與血統無關，只是一種地域的劃分，就像「百人連」一樣是投票單位，用多數表決來顯示投票結果。選舉官吏和通過法律要超過半數即18個區部的贊成票。區部的成員主要依據不動產的所在地，來決定他們權利的繼承者，這一身份也可被轉移或被監察官取消。區部有兩種：農村區部有31個而城市區部只有4個，可見早年的羅馬人仍以務農為主。


[7]
 　朱斯都斯·利普修斯將法律的三分法用於羅馬的3個國王，後來為格拉維納所沿用，馬斯庫是他的日耳曼編輯，只得勉強同意。


[8]
 　[譯注]伊吉麗亞是意大利古老的精靈，激發努馬的靈感，啟發他制定宗教的體系和禮拜的儀式。努馬逝世時，她流出眼淚，整個人化為一道清泉。


[9]
 　[譯注]羅馬的193個百人連分為六個階級，完全以財產的多寡加以區分：第一階級為80個步兵連和18個騎兵連，由最富有的市民組成；第二階級財富次多，有22個步兵連；第三階級有20個步兵連；第四階級有22個步兵連；第五階級有30個步兵連。以上五個階級共有192個連，最窮的人員全部編成剩下的1個步兵連，人數不下於其他階級的總和。財產的認定和階級的區分是監察官的權責。


[10]
 　特拉遜的《羅馬法制史》於公元1750年在巴黎出版，他抱著很大的期望要重現往日的光輝，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本對開本的作品不盡理想。


[11]
 　最古老的法典或是論法彙編稱為《帕皮裡烏斯法典》，出於首任編輯帕皮裡烏斯之手，他曾在裡吉弗吉烏姆王朝前後走運。即使最優秀的法學專家，如賓克斯胡克和海尼修斯，都相信帕皮裡烏斯所敘述的事跡，但建城第三世紀出現如此有價值和罕見的紀念物，很難與那個不識字的城市發生關係。我強烈懷疑大祭司蓋烏斯·帕皮裡烏斯在振興努馬的法律以後，只留下口述的傳統。我認為弗拉庫斯的《帕皮裡烏斯法典》不是註釋，而是最原始的本文，是愷撒時代所編纂。


[12]
 　公元1444年在科托納和古比奧之間挖出七八塊銅板，上面有一部分是佩拉斯吉人早期的文字(其餘是伊特拉斯坎人的文字)，希羅多德認為是屬於意大利佩拉斯吉這個地區，不過有些難懂的章節上的文字很像色雷斯的克裡斯托納地方的文字。優古比尼的銅板上那些野蠻的方言，仍舊無人能懂，難免會引起批評，但是就像同時代的薩利裡·卡門一樣，具備同樣的特性，毫無疑問根源於拉丁語，到了賀拉斯時代已無人認識。羅馬人的語法注入多里克和伊奧裡克的希臘語以後，逐漸成熟，表現出獨特的風格，可以在《十二銅表法》、杜伊利安的石柱以及恩尼烏斯、特倫斯和西塞羅的文章中看到。


[13]
 　要是拿李維和狄奧尼修斯·哈利卡納蘇做一比較，羅馬人的作品是多麼簡潔而生動，而希臘人的作品又是多麼冗長而沉悶!然而狄奧尼修斯的作品帶著讚許之意來評論諸位大師，而且是界定歷史著作的規範。


[14]
 　在歷史學家中，海尼修斯主張十二表應該是刻在銅板上。在蓬波尼烏斯的原文中我們讀到「象牙」這個詞，後來斯卡裡傑用「橡木」來替代。可能是陸續使用木板、銅板和象牙這些材料。


[15]
 　西塞羅提過赫摩多魯斯的放逐，普林尼也談起他的雕像。赫拉克利圖斯的信件、夢境和預言都是偽造的。


[16]
 　西西里和羅馬的錢幣是很難交代清楚的題目，本特利博士倒是能夠深入討論，基於榮譽和意氣他有能耐對這方面的爭論全力以赴。


[17]
 　羅馬人或是他們的盟友航行遠抵阿非利加最南端的海角。李維和狄奧尼修斯都提到他們航行到庫米等地。


[18]
 　這樣的情節只能證明沙隆達斯這位古代人物，是雷吉烏姆和卡塔納的立法者，因為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發生很奇怪的誤會，後來被當作圖林烏姆策略的創始人而備受讚譽。


[19]
 　扎琉庫斯遭到輕率的攻擊，但他的功勞和榮譽在於，他把一幫惡徒轉變為希臘共和國中守法的忠義之士，但是扎琉庫斯和沙隆達斯的法律，被強加在狄奧多魯斯和斯托比烏斯的身上，實際是一個畢達哥拉斯學派詭辯家的偽作，才識過人的班特利終於查明真相。


[20]
 　[譯注]Hesperia即「西方之國」，希臘人拿來稱呼意大利，羅馬人拿來稱呼西班牙，因為這些地區都在他們的西邊。


[21]
 　我對這次國際交流的發展狀況進行了探索：(1)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斯對羅馬的名稱和存在與否，根本沒有一點概念；(2)狄奧蓬普斯提到高盧人的進犯，赫拉克利德斯·蓬提庫斯不把它當回事；(3)羅馬人向亞歷山大派遣使臣一事，不知是真有其事還是傳說而已，經過克利塔庫斯的證實，阿里斯圖斯、阿斯克勒皮阿德斯以及赫拉克利亞的門農都提到過，雖然李維私下否認；(4)萊科夫倫散佈最初的消息說這裡是特洛伊的殖民地，再加上《埃涅阿斯》的神話，大膽預言說是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之前。


[22]
 　《十二銅表法》的第十表完全借用梭倫的觀念，海尼修斯認為其中的條文得自希臘人的生活習慣。有權殺死夜晚的竊賊，這是摩西、梭倫和十人委員會都有的論點。


[23]
 　狄奧尼修斯和阿巴思諾特(1667—1735 A.D.，英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以及很多現代人士，認為10萬阿斯相當於1萬希臘的德拉馬克銀幣，或者是英國的幣值300多鎊。這種計算只能用在以後的時代，阿斯已經減縮到古代重量的二十四分之一。在最早的年代，即使貴重金屬再缺乏，我也很難相信1盎司的白銀價值等於70磅的銅或黃銅。還有一個更簡單合理的辦法，就是用現在的價格去計算銅的價值，經過比較制幣廠和市場的單價以後，要是按最早1個阿斯是1磅銅來計算，概約等於英國幣值為1先令，那麼第一級的10萬阿斯相當於5000鎊。要是用這種算法可以明顯看出來，羅馬的一頭牛要賣5鎊，一頭綿羊要10先令，一個夸脫的麥子要1鎊10先令。我們沒有理由反對，這種結果修正了我們的看法，不再讓人誤以為早年的羅馬人很貧窮。


[24]
 　[譯注]193個百人連組成百人連大會，每年選出兩位執政官和六位法務官，每五年選兩位監察官。以超過半數的97票贊成即可通過。第一級的百人連有98個，只要這個階級同意，就不必讓第二階級來投票，否則就依次進行，直到過半數為止。幾乎不可能需要最窮的階級來做出最後決定。


[25]
 　西塞羅對這個憲政問題進行討論，指派他的弟弟昆塔斯在對立的一邊發言辯駁。


[26]
 　[譯注]普洛佩提烏斯是公元前1世紀羅馬最有名的詩人，寫出非常優美動人的情詩，受到奧古斯都的指責，認為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的影響。


[27]
 　《法學初步》的拉丁原文裡，對於法務官和其他官員收用法律手續費有嚴格的規定，狄奧菲盧斯的希臘文釋義對這方面的解釋更寬鬆，沒有提「手續費」那個最重要的字眼。


[28]
 　迪翁·卡修斯確定《永久成規》在羅馬建城686年後頒布，裡面的法規是用盧多維庫斯·維維斯的文件，於公元585年發表於《每日新聞通報》。有關這種說法的真實性得到皮吉烏斯、格裡維烏斯、多德維爾(1641—1711 A.D.，英國學者和神學家)和海尼修斯的支持，但是裡面提到「辛布裡人之盾」這個名詞，可以證明是偽作(譯按：公元前101年即羅馬建城652年才出現辛布裡人，這個條頓族被馬略擊敗)。


[29]
 　海尼修斯用大師的筆法寫出有關敕令和詔書的歷史，重新修訂《永久成規》一書的文本，這些研究工作使我受益匪淺。布紹在銘文研究所對法律和文學進行考證，獲得一系列驚人的成果。


[30]
 　[譯注]羅馬法分為公法和私法兩類：公法是有關羅馬共和國或帝國制度的法律；私法是關係個人權益的法律。公法與宗教儀典、祭司和公職人員有關；而私法依據自然法、萬國法和城邦法。


[31]
 　迪翁·卡修斯不知是出於無知還是有意，將「法律解脫者」這種帶有法治風格的字眼誤譯。他的編輯雷瑪基於這種情況，也對奴性很重的歷史學家加以口誅筆伐。


[32]
 　「帝王之法」這個詞現在還在使用，但是本意盡失。康茂德或卡拉卡拉的奴隸可能最早使用「王權」這個詞。


[33]
 　僅是安東尼·卡拉卡拉頒布的法規，就有200項現在還保留在《法典》裡，他的父親塞維魯，也有160項。這兩位君王的名字在《民法彙編》中被引用15次，在《法學初步》中出現8次。


[34]
 　皇帝的批答勉強同意對法律和事實進行詳盡的審查，對有些案件延後處理或是接受正式的請願等等。但是這些補救措施並不一定有效，因為法官一般都很謹慎，而且也怕帶來危險。


[35]
 　這種墨水通常是硃砂和銀硃的混合物，從利奧一世到希臘帝國滅亡為止，一直用來表示帝王的威嚴和權力。


[36]
 　庫雅修斯特別指出格列高利所編的法典，主宰法庭的時期從哈德良到伽利埃努斯，後來為他的同業赫摩傑尼斯所接替，這種區分也許公正，但時常會侵入到對方的領域。


[37]
 　斯卡埃沃拉認為，接受火與水表示「同生共死」的精神，是婚姻的基礎。這位先生的名字，可能叫作塞爾維狄烏斯，是帕皮尼安的老師。


[38]
 　海尼修斯提到的規定源自雅典的說法，從阿里斯托芬和波盧克斯的證據，以及他的註釋者的評論，能夠獲得支持。


[39]
 　西塞羅在為穆雷納所做的辯護中，對於法學家的偏重形式和故作神秘，表示出藐視和不以為然的態度，奧盧斯·吉利烏斯(公元2世紀拉丁古典文學家)、格拉維納和海尼修斯的言辭更為坦率。


[40]
 　蓬波尼烏斯據以找出一系列的民法律師。這是文學體歷史的一個分支，現代人則是從研究和批評的立場加以討論。在這些人中，我主要參考格拉維納和海尼修斯。尤其是西塞羅的著作，如《論演說家》《論清晰的演說》《論法律》，為我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資料。賀拉斯經常提及法學家早上的辛勞。


[41]
 　不知是克拉蘇還是西塞羅本人，對於法律的藝術或科學提出一個觀念，文盲的安東尼烏斯滔滔不絕地故作譏諷。塞維烏斯·蘇爾比西烏斯實踐了一部分，他的誇獎使羅馬人格拉維納的古典拉丁文體起了微妙的變化。


[42]
 　帕尼提烏斯最早在羅馬教授斯多噶學派的哲學課程，他是小西庇阿的朋友。


[43]
 　我們聽說卡托尼安的法規、阿奎萊亞的條款以及曼尼利安的格式，一共有211種準則和247條釋義。


[44]
 　查士丁尼對於喧騰一時的爭論大為表揚，荷馬的韻文對於兩邊都是合法的依據。這些得由保羅來決定，在簡單的交換過程中，賣方與買方無法分辨。


[45]
 　過於年幼的說法同樣引起普洛庫利烏斯學派爭論，用來取代毫無道理的研究成果，他們遵從希波克拉底的格言。他非常喜歡用7這個數字，像是每年兩個星期，或是700天，等等。普魯塔克和斯多噶派人士指出更合乎自然的理由。希臘人用14歲還有更不便說出口的原因，可以參閱馬斯庫對兩個派系的研究資料。


[46]
 　馬斯庫曾描述兩派之間的各種狀況和結局，有人讚揚他公正評論兩個已經消失的派別，真是一件荒謬的事。


[47]
 　他第一次聽到召喚就飛奔到亂哄哄的會場，然而尤維納利斯稱譽羅馬郡守是剛正不阿的法學家，也是精通本行技藝的老學究，有人說他本身就是一本書。他獲得珀伽索斯這個奇特的名字，得名於他父親所指揮的一條戰船。


[48]
 　馬斯庫在《論學派》一書中，用一個法律用語「分離主義者」來稱呼這些折衷派的律師。


[49]
 　這份詔書就像一部天書，給耶穌會爭辯的機會，是否法官必須跟從帕皮尼安的見解，不必考慮自己的判斷或良心。然而立法者不論對錯，都必須基於合法性發表見解，須知合法性基於法律而不是真理。


[50]
 　[譯注]培根(1561—1626 A.D.)是英國散文作家、哲學家、法學家、史學家和政治家，唯物主義和實驗科學的創始人，反對經院哲學，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論點，重要的作品有《工具論》《論人類的知識》《人生觀》。


[51]
 　我用蘇伊達斯的兩段文句來檢視同一個人，發現每個情節與記錄都完全吻合。然而律師似乎不知道，法比裡修斯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人。


[52]
 　赫西奇烏斯、普羅科皮烏斯和蘇伊達斯都提到這個故事。這種奉承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豐特內勒嘲笑個性溫和的維吉爾不夠謹慎，但是他還不是將自己的國王置於神聖的奧古斯都之上？就是明智的布瓦洛(1636—1711 A.D.，法國詩人、文學理論家)發表諂媚的言辭，也不會感到臉紅。事實上，無論是奧古斯都還是路易十四，都不會是傻子。


[53]
 　法學家對於斯卡埃沃拉、馬塞利努斯和塞爾蘇斯的《論法彙編》都很熟悉，但是查士丁尼認為《民法彙編》和《論法彙編》是同義語，這是錯誤的。不管是希臘語還是拉丁語，「民法彙編」這個字到底是陽性還是陰性，就是勤奮的布倫克曼也不敢碰這個極具爭議性的題目。


[54]
 　根據阿格拉斯·波利提阿努斯的統計，《民法彙編》提到37位法學家，都是知識淵博的人士，在他的時代是很特殊的一份名單。《民法彙編》希臘文索引列舉的法學家是39位，工作勤奮不知勞累的法比裡修斯找到40個人的名字。安托尼魯斯·奧古斯都說是54位，但必定把名不見經傳的二流角色也算了進去。


[55]
 　希臘原文裡的「行」用於古老的手抄本，嚴格的定義是完整意義的句子或段落，同時在很寬的羊皮紙卷或冊上，寫出很多長度不等的「行」。至於每本書各「行」的編號，是用來防止抄寫者發生錯誤。


[56]
 　舒廷吉烏斯有一篇坦誠而博學的演說，用來證明特裡波尼安的選擇非常正確，反駁弗朗西斯·霍托曼和他的黨派出於情緒化的指控。


[57]
 　要是敲破特裡波尼安在外保護的硬殼，允許使用本行的專業術語，就會發現《民法彙編》的拉丁文不亞於白銀時代。勞倫提烏斯·瓦拉是15世紀一位吹毛求疵的文法學家，加上他的辯護人弗洛杜斯·薩比努斯，對這本著作施以猛烈的攻擊。阿爾西阿特和一位不知名的擁護者(很可能是詹姆斯·卡佩盧斯)加以辯駁。杜克搜集到他們所發表的不同論文。


[58]
 　這些謬誤(是偽造比較文雅的說法)之處經過賓客斯胡克的訂正已經減少很多，但還是不足以維護查士丁尼的權威和特裡波尼安的責任。


[59]
 　《御法集》和《民法彙編》條文自相矛盾，經常是民法含糊不清的原因與借口，按照蒙田的說法是「自尋煩惱」。


[60]
 　富斯特或福斯圖斯首次在巴黎將印刷的《聖經》當成抄本出售，這樣一本羊皮紙的書籍價格從400克朗或500克朗降到60、50或40克朗。大家開始很高興竟會這樣的便宜，最後發現這是欺騙行為，激起眾怒。


[61]
 　這種極為可惡的做法從公元8世紀開始流行，等到12世紀時已經非常普遍。


[62]
 　蓬波尼烏斯提到民法的三個奠基人是穆修斯、布魯圖斯和曼尼裡烏斯，還保留著他們的若干資料。一些古老共和國時期的律師，已經根本不被理會。奧古斯都時代的8位賢明哲人像是卡西多里烏斯、特雷巴提烏斯和圖貝羅等人，只是簡單地介紹一下。《民法彙編》很多引用的資料來自特裡波尼安從未看過的書。羅馬從公元7世紀到13世紀這麼長的一段時期，當代人所能讀到的東西，還是依靠前輩所提供的知識和真理。


[63]
 　抄寫和置換造成的錯誤，仍舊保留在佛羅倫薩人的《民法彙編》之中，這可以找出很多的例證。然而這部《民法彙編》被沙特爾的伊沃、坎特伯雷大主教狄奧巴爾德和瓦卡裡烏斯等人所引用，其中瓦卡裡烏斯是英國最早的教授，時間是公元1140年。不知不列顛的《民法彙編》手抄本是否經過校勘？


[64]
 　波利提安是名宗教狂熱分子，把《法典》看成查士丁尼一樣，當作可信的標誌加以尊敬，但是這種矛盾的地方，被佛羅倫薩的手抄本駁斥。這部書是兩卷四開本，在很薄的羊皮紙上留下很寬的空白，從拉丁文的字母可以知道出於希臘抄寫員之手。


[65]
 　布倫克曼在他的歷史著作後面列入兩篇論文，分別是有關阿馬爾菲共和國以及公元1135年的比薩戰爭。


[66]
 　波洛尼努斯最早提到在阿馬爾菲發現《民法彙編》，登錄在大家公認的比薩編年史上，沒有作者姓名和日期。


[67]
 　佛羅倫薩人在公元1406年佔領比薩，在公元1411年將這部《民法彙編》運到首都，這件事非常可信，而且在當時引起大家的注意。


[68]
 　它們被重新裝訂，封面為紫色，保存在華麗的盒子裡，在展示給好奇的旅客觀賞時，僧侶和官員都要脫下帽子，手裡拿著點燃的小蠟燭。


[69]
 　這部《民法彙編》經過波利提安、波洛尼努斯和奧古斯提努斯的校勘以後，後來又由陶雷拉斯重新編纂，極得好評。荷蘭人亨利·布倫克曼開始到佛羅倫薩的朝聖之旅，花費幾年的時間研究這部獨一無二的手抄本，寫出《佛羅倫薩的民法彙編史》，雖然可以看出用力之深，但只是達成最初企圖的小部分而已。


[70]
 　從彌爾頓(1608—1674 A.D.，英國詩人，著有長詩《失樂園》)或塔索(1544—1595 A.D.，意大利文藝復興詩人)的短簡，使我們對國會的行動感到吃驚。查士丁尼在第一版的《法典》裡說道：「人有永久的權力就能不朽。」


[71]
 　「革新」是一個古典的形容詞，卻是野蠻的名詞，查士丁尼從沒有把思想集中在這方面。經過9次的整理和校勘，《御法新編》成為當時法庭最合法的準繩，包括98種新的法規和案例，但是這些數量的增加是出於朱利安、哈洛安德和康提烏斯的努力。


[72]
 　普羅科皮烏斯在《秘史》裡提到，羅馬教會獲得同樣的特權，這些為禍甚烈的恩惠最後還是受到撤銷。


[73]
 　拉克坦提烏斯的《基督教法學初步》是一部內容高雅但虛有其表的作品，目的是要倣傚法學家的頭銜和方法，其中主要的對象是烏爾比安、保羅、佛洛倫提努斯和馬西安。


[74]
 　蓋烏斯雖然死於公元2世紀末葉，查士丁尼皇帝還是把他稱為「自己人」。他的《法學初步》為塞維烏斯、波伊西烏斯和普裡西安等人所引用，阿里烏斯派信徒所寫的《概要》仍舊存世。


[75]
 　名門大族宣示他們對紋章和封地擁有自古以來的所有權。十字軍運動開始後，國君為了獎勵軍功，所贈予的紋章和封地才真正受到世人的尊重。為數眾多的官員因為生活腐敗，無法獲得信任和權勢，慢慢墮落成普通的群眾，富有的平民逐漸獲得尊貴的地位。


[76]
 　要是一個奴隸被遺贈給幾位受益人，最後就用抽籤決定歸屬，未中籤的人仍可分享這個奴隸的身價：普通家傭或女性在10歲以下是10個金幣；10歲以上是20個金幣；要是熟悉一門手藝是30個金幣；可以出任公證人或代書是50個金幣；接生婆或醫生是60個金幣；閹人在10歲以下是30個金幣，超過10歲是50個金幣；如果是經商的店主是70個金幣。以上都是法定價格，遠低於市價。


[77]
 　塞涅卡提到伊裡克索和阿里烏斯的案例，前者使他痛恨，後者受到讚揚。


[78]
 　特倫斯的奇雷梅斯譴責他的妻子沒有聽從吩咐拋棄他們的嬰兒，說話的語氣就像父親和主人，想要極力打消這名愚蠢婦女的顧慮。


[79]
 　律師的意見和官員的權力，給塔西佗那個時代帶來一些法律上的限制，就財產的處理而言，日耳曼人和羅馬的市民有強烈的對比。德爾圖良對於自己和同教兄弟受到的起訴提出反駁，認為這些是異教的法律。


[80]
 　在冬季的作物之中，區分為有芒和無芒小麥兩種，但是這裡提到的麥，從敘述的形狀看來像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稻米。我相信保克頓那本極為實用的大作《度量衡學》，所以採用他的辨識方法。


[81]
 　她只要喝過丈夫的酒或是偷過地窖的鑰匙，罪名就能成立。


[82]
 　梭倫的要求是每月付款三次。根據密斯納的規定，每天的債務要強加在懶惰、強壯而又年輕的丈夫身上；一般市民是每週兩次；農民是每週一次；駱駝夫是30天一次；海員是6個月一次；但是學生或醫生免繳貢金；要是妻子每週按時接受食物，她就不能提出離婚的要求；允許履行一周齋戒的誓言。一夫多妻的丈夫可以分散責任，不是增加責任。


[83]
 　《阿平安法》的通過，讓我們聽到瓦列裡烏斯·弗拉庫斯和緩的語氣，以及老加圖措辭嚴厲的監察官演說。但我們寧可聽羅馬建城8世紀那位文雅歷史學家的講話，總比6世紀演說家的粗魯腔調要好得多。奧盧斯·吉利烏斯的著作很精確地保存了加圖的原則甚至風格。


[84]
 　[譯注]《十二銅表法》第六表之四：任何婦女不欲依上述方式隸屬丈夫，每年須連續三天不與丈夫同居，即可中斷丈夫對她每年的時效獲得權。本條之著眼處不在於分居或取消婚姻關係，而是妻子可以依此不在丈夫的「夫權」之下，也可逃避父權的壓迫。


[85]
 　根據普魯塔克的說法，羅慕路斯只允許在三種情況下離婚：酗酒、通姦和配製假鑰匙。否則，丈夫如果濫用最高權力，就要將一半的財產給妻子，一半的財產給克瑞斯女神，並且向塵世的神明奉獻犧牲(財產還有剩餘？)。這條非常奇異的法律若不是出於想像，就是臨時的權宜措施。


[86]
 　羅馬建城523年，卡維利烏斯·魯伽遺棄美麗而又賢惠的妻子，只因為她不能生育。他受到監察官的質問和人民的憤恨，但是他的離婚就法律而言無可指責。


[87]
 　[譯注]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三卷三十一節提到，埃及有親兄妹或姐弟結婚的習俗。尤其是皇室為了保持血統的純粹或出於政治的動機，經常有姐弟結婚共治的狀況。


[88]
 　維吉爾在《埃涅阿斯紀》中的「埃及親屬」看來應該算是一個怪物，幫助馬可·安東尼對抗奧古斯都、元老院和意大利的神明。


[89]
 　[譯注]尤格拉又稱犁畝，約等於八分之五英畝。


[90]
 　休謨從這種時效很短的狀況，推論出當時意大利的秩序和社會的穩定還不如現在的韃靼地區。他的對手華萊士是位法學家，指責他忽略當時的條件，也不是沒有道理。


[91]
 　在這些教長之中，凡是頭胎生的要享有一種神秘而屬靈的長子特權，在迦南的土地上他有資格獲得雙份的繼承權。


[92]
 　在雅典，所有的兒子一律平等，但是女兒的地位很可憐，要經過兄弟的同意才能得到遺贈。可以參閱伊西烏斯的答辯狀，威廉·瓊斯爵士有極為出色的譯文和註釋，他不僅是學者和律師，也是天才人物。


[93]
 　英格蘭只有長子繼承所有的田產，信奉正教的法官布萊克斯通(1723—1780 A.D.，英國法學家和歷史學家)說，這種法律只有年輕的弟兄會覺得不公平。但是就政策的著眼點來看，可以鼓勵他們努力進取，另謀發展。


[94]
 　布萊克斯通的一覽表比較了民法、教會法和普通法。尤里烏斯·保盧斯有一篇單獨的短文，經過刪節以後列入《民法彙編》。他統計到第七親等時，親屬的總和已有1024人。


[95]
 　羅馬建城584年制定《沃科尼安法》，小西庇阿當時只有17歲，找到機會對母親和姐妹表達自己的慷慨。


[96]
 　泰勒是一位博學多才而又天馬行空的作家，他證明繼承是常態而遺囑是例外。在《民法彙編》第二卷和第三卷裡列舉的方式，可以說極為荒謬，大法官達格索希望他的同胞多瑪特能夠處於特裡波尼安的地位。然而在繼承之前出現的契約，不一定就是敘述民法的自然順序。


[97]
 　前面舉出的遺囑案例可能都是多此一舉。在雅典只有無後的父親才能立遺囑。


[98]
 　查士丁尼只列舉出公眾和個人的罪行，兒子同樣可以剝奪父親的繼承權利。


[99]
 　[譯注]普布利烏斯·法爾西迪烏斯是一位羅馬護民官，有一部民法以他的名稱《法爾西迪安》。


[100]
 　現代民法的「托管物之接受」是接枝於羅馬法的封建思想，與古代的非遺產繼承人而由立遺囑人指定接受遺贈者的做法，並沒有多少相似之處。他們濫用新法第159項，一種帶有偏頗成見、內容複雜而重視辯護的法律，把對像任意延伸到「第四等親」。


[101]
 　迪翁·卡修斯特別記載是希臘錢幣，總額為2.5萬德拉克馬。


[102]
 　孟德斯鳩精妙推論羅馬繼承法律的革新過程，有的地方難免異想天開。


[103]
 　民法有關的繼承、遺囑、遺囑附件、遺產和委託，依據的原則非常確定，蓋烏斯、查士丁尼和狄奧菲盧斯的《法學初步》裡都有記載，詳盡的細節在《民法彙編》中佔有12卷之多。


[104]
 　蓋烏斯、查士丁尼和狄奧菲盧斯的《法學初步》，都將義務區分為四種，即「實有」「名義」「強制」及「承諾」，但是我承認有個人的偏愛，才根據自己的論點將其區分為三種。


[105]
 　無論波利比阿所提出的證據是多麼冷酷和理性，總比含糊而雜亂的讚譽要好得多。


[106]
 　傑拉德·諾特(1647—1725 A.D.，荷蘭羅馬法學者)有一篇論文討論法定行為的補救措施，令人感到非常滿意。我特別注意到，荷蘭和勃蘭登堡的大學在本世紀初葉，以最公正和自由的原則深入研究民法。


[107]
 　經過雙方同意，合同或合約成立，不僅格式完整而且適合各種不同項目，在《民法彙編》中佔有4卷的篇幅，這是值得英國學生多加注意的部分。


[108]
 　《民法彙編》和《御法集》對租賃契約有詳盡的釋義，5年期限一般是出於習慣而非法律所規定。法蘭西所有的租約期限都是9年，這種有效期限的規定在公元1775年取消，然而還流行在那片美麗而幸福的國土，就是允許我居留的地方，使我感到非常遺憾。


[109]
 　塔西佗在《編年史》中提到利息的計算方式，難道他會這樣的無知或愚蠢？然而明智而重視德行的貴族為了滿足野心，也許會放棄貪婪的念頭，也許會阻止令人討厭的辦法。像這樣低的利息沒有人願意將錢借出去，這麼重的懲罰也沒有債務人願意負擔。


[110]
 　查士丁尼並沒有自貶身價，讓高利貸在《法學初步》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在《民法彙編》和《御法集》中列入所需要的法規和限制條件。


[111]
 　神父都一致同意收取利息是罪惡的行為，像是西普裡安、拉克坦提烏斯、巴西爾、克利索斯托、尼薩的格列高利、安布羅斯、傑羅姆、奧古斯丁都有這種看法，還要加上一大群參加會議的神職人員和詭辯家。


[112]
 　加圖、塞涅卡和普魯塔克都大聲指責高利貸的盛行和浮濫。按照這個詞的拉丁文及希臘文語源，都是指運用本金來孳生利息，所以莎士比亞會喊道：「無生命的金屬在繁殖。」要知道舞台迴響著公眾的聲音。


[113]
 　威廉·瓊斯爵士對委託法寫下一篇機智和理性的隨筆。他可能是唯一精通下列主題的律師：威斯敏斯特的年鑒、烏爾比安的註釋、伊西烏斯的希臘文答辯狀，以及阿拉伯和波斯宗教法官的判決書。


[114]
 　奧盧斯·吉利烏斯從拉貝奧對《十二銅表法》的註釋借用了這個故事。


[115]
 　李維的敘述立場嚴正而且很有份量，對於阿爾班的獨裁者施以酷刑，這是令人厭惡、有損榮譽的行為，維吉爾也無法自圓其說。海尼一直表現出高尚的品味，他說，即使是埃涅阿斯之盾，這個主題也太過恐怖。


[116]
 　約翰·瑪夏姆(1602—1685 A.D.，英國編年史家)爵士和科西尼考證出德拉古的年代。他在法律方面的貢獻，可以參閱敘述雅典政治的有關作品，主要的作者是西戈尼烏斯、墨爾修斯(1579—1639 A.D.，希臘學者和編輯)和波特等人。


[117]
 　李維特別提到，有兩個時期發生過轟動一時的重大惡行，一是有3000人被指控下毒，一是有190位貴婦人被判下毒罪。休謨將羅馬人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前者強調私德而後者重視公德。我認為這些是偶然發生的奇異事件，受到推波助瀾成為爆炸性的災難(這種狀況有點像公元1680年的法國)，在這個民族的行為習性方面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118]
 　《十二銅表法》和西塞羅只提到用麻布袋。塞涅卡為了強化效果，特別加上一條蛇，尤維納利斯再加進可憐無辜的猴子。哈德良、莫德斯提努斯、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都將弒親罪犯的陪伴動物全部列舉出來。但是這些出於幻想的處決在執行時應該已被簡化。


[119]
 　羅馬首次犯下弒親罪的犯人是奧斯提烏斯，時間是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後。辛布裡人入侵期間，馬勒奧盧斯犯下首樁弒母罪行。


[120]
 　賓克斯胡克幾經努力提出證明，債權人要瓜分破產債務人的身價而不是身體。然而他的解釋很難讓人接受，只能說是一種譬喻而已，他不可能超越昆體良、愷西利烏斯、法沃尼烏斯和德爾圖良這些羅馬權威的觀點。


[121]
 　利西阿斯第一次發表演說，是為了替殺死姦夫的丈夫提出辯護。泰勒博士對羅馬和雅典的丈夫和父親所擁有的權利，曾經進行極具學術價值的討論。


[122]
 　李維和普魯塔克都注意到相關的法律問題，公眾的輿論對於愷撒的死都認為非常公正，蘇埃托尼烏斯在帝制時代出版討論愷撒之死的著作。也可以閱讀西塞羅和馬提烏斯來往的書信，時間是在3月15日以後幾個月。


[123]
 　修昔底德斯認為這種情況是文明社會的試金石，他應該會不齒於歐洲宮廷的野蠻作風。


[124]
 　他一開始估算西西里的損失是1000泰倫(80萬鎊)，後來減為400泰倫(32萬鎊)，最後同意30泰倫(2.4萬鎊)。普魯塔克沒有掩飾大眾的懷疑和傳聞。


[125]
 　維雷斯在審判以後又活了近30年，直到第二次三人執政，馬可·安東尼垂涎他的科林斯金盤，將他打入「公敵宣告名單」。


[126]
 　瓦列裡烏斯·馬克西穆斯在著作中記載了這個數字，弗洛魯斯加以區別，認為其中包括2000人的元老院議員和騎士。阿庇安更為精確算出元老院階層的受害人是40名，騎士階層的人員是1600名。


[127]
 　這是一名監護人毒死受監護人的案例，屬於惡性重大的罪行。蘇埃托尼烏斯記載，這是少數幾件伽爾巴表示憤慨的刑案。


[128]
 　竊盜牽走1匹馬或2匹母馬、牛，或5隻豬，或10頭羊，都要接受死刑的懲罰。哈德良嚴厲譴責這一類的罪犯，用重典來制止惡風。


[129]
 　在舒爾廷斯(1686—1756 A.D.，荷蘭東方學者和語文學家)的尤里烏斯·保盧斯大作出版之前，一直以為《朱利安法》用死刑對付姦夫，誤解源自於特裡波尼安的欺騙或過錯。然而利普修斯已懷疑塔西佗敘述的真實性，甚至奧古斯都的做法都值得商榷，在《編年史》中說他用叛國的過失加在女性親屬的身上。


[130]
 　在通姦的案件中，塞維魯限定只有丈夫有權可以公開控訴。這種特權不能說是不公正，畢竟女性或男性的不忠引起完全不同的後果。


[131]
 　波斯人同樣有這種墮落的嗜好。我們大可以寫出一篇奇異的論文，介紹荷馬時代以後的雞姦行為，在亞洲和歐洲的希臘人中盛行一時，表現出激烈的感情；雅典的哲學家作為消遣打發時間，用這種方式來保有德行和友誼，可以說收效甚微。


[132]
 　這項法規的名稱、日期和條款全部極為可疑。但是我願意提出來說一下，誠實的日耳曼人把維納斯視為大逆不道，文雅的意大利人不過表示厭惡而已。


[133]
 　可以參閱伊斯奇尼斯起訴嬖倖提馬爾庫斯的演說詞。


[134]
 　有關羅馬的公共論點和判決這個重要題目，西戈尼烏斯用博學的內容和古典的風格加以解釋，在波福特(1720—1795 A.D.，古物學家和懷疑論歷史學家)的《羅馬共和國》中可以發現非常有價值的摘要。如果有人有意探索深奧的法律，可以研究努特、海尼休斯和格拉維納的著作。


[135]
 　不論是羅馬還是英格蘭，都把這個職務看成是偶然的責任，並不是本身應有的職權。但是陪審的裁決必須一致，這是英國特有的規定，因而使得陪審團成員遭到折磨，最後只好赦免罪犯。


[136]
 　[譯注]羅馬在共和末期的社會混亂，尤其是克勞狄和米洛的爭權奪利造成多次暴動，結果克勞狄被殺，米洛受審被判有罪，最終被流放。審判過程引起激烈的爭執，對政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37]
 　我們非常感激，能從佩迪阿努斯的殘本中獲得如此寶貴的資料，他對西塞羅演說詞的註釋已經佚失，等於剝奪我們最有價值的歷史和法律知識。


[138]
 　帝國和羅馬城的勢力擴張，使得放逐者要找更遙遠的地點作為避難和退隱之用。


[139]
 　當塔昆文強迫臣民像牛馬一樣辛勞興建卡皮托神廟時，很多勞工自我了斷，塔昆文將死屍釘在十字架上示眾。


[140]
 　橫死和早夭有獨特的類似之處，使得維吉爾混淆自殺的狀況，有的是年幼無依，有的是出於愛情，也有人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他的作品來說，海尼是最好的編纂者，但還是無法從羅馬詩人的觀念中推論出法律的正確情況。


[141]
 　有關查士丁二世登極的事跡，我把科裡普斯所著《可敬的查士丁》頭兩卷的800行韻文，譯成簡潔和易讀的散文。


[142]
 　帕吉怎麼想到要找出一種編年史，來反駁科裡普斯坦誠而又可信的原文，要把查士丁出任執政官延到公元567年，真是讓人感到奇怪。


[143]
 　這裡毫無疑問指的是阿瓦爾人的征服者突厥人，但是scultor這個詞並沒有意義。科裡普斯唯一的手稿，在第一版刊行以後就無法見到。最後的編者是羅馬的弗吉尼，根據個人的臆測改為「諍友」這個詞。迪康熱證明突厥人和波斯人在早期使用這個頭銜，但是他提出的證據非常薄弱而且曖昧。我贊成德貝洛的權威看法，他認為這個詞是阿拉伯語或迦勒底語，時間大約是11世紀初葉，是巴格達的哈里發賜給馬哈穆德，他是加茲納的君主，也是印度的征服者。


[144]
 　就這段充滿個性的談話，將科裡普斯的韻文和米南德(342 B.C.—292 B.C.，雅典喜劇作家)的散文做一比較，相異之處可以證明彼此並沒有模仿抄襲，至於類似的地方在於共同的來源。


[145]
 　雖然只有草草幾筆，但是沃爾尼弗瑞德對一個民族的行為習俗所做的描述，較之比德和圖爾的格列高利更為生動和真誠。


[146]
 　這是騙子講的故事，但是他有本領將虛構的情節建立在廣為人知的事實上。


[147]
 　斯特拉波、普林尼和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都指出，同樣的行為在西徐亞部落非常普遍。北美洲的頭皮同樣是印第安人英勇的戰利品。庫尼蒙德的頭顱在倫巴第人的手裡保存了200多年，拉特奇斯公爵在一次高階的宴會中展示這個杯子，保羅就是與會的來賓。


[148]
 　保羅曾經詳盡敘述其他的民族。穆拉托裡在離摩德納3英里的地方，發現一個巴伐利亞人的村莊。


[149]
 　羅馬人格列高利認為他們同樣敬拜這隻母羊，我知道有一個宗教把犧牲當神明一樣看待。


[150]
 　輔祭對納爾塞斯的指控可能毫無道理，但是紅衣主教的答辯立場薄弱，受到傑出學者像是帕吉、穆拉托裡以及最後的編者霍拉提烏斯·布蘭庫斯和菲利普·阿爾格拉圖斯等人的責難。協助查士丁二世加冕的納爾塞斯顯然是另一個宦官。


[151]
 　保羅提到納爾塞斯的逝世，然而我不相信阿格內盧斯說他活到95歲，難道他所有的功勳都在80歲時完成？


[152]
 　納爾塞斯的企圖以及倫巴第人入侵意大利的陰謀，保羅輔祭在作品第一卷最後一章和第二卷的前七章，原原本本全部揭露出來。


[153]
 　格拉多從這次的遷徙獲得「新」阿奎萊亞的稱呼，主教成為共和國最早的公民，但是他的寶座要到公元1450年才搬到威尼斯。他到現在才獲得頭銜和位階的尊榮，但是教會的精英已屈從國家的安排，統治這座天主教城市嚴格限定在長老階層。


[154]
 　保羅所敘述的意大利已經分為18個區域。貝雷提神父是本篤會的僧侶，在帕維亞擔任聖職，他的論文很有參考價值。


[155]
 　精通古代歷史的讀者，一定記得坎道勒斯的妻子和他被殺的故事，在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一卷中有恰當的描述。巨吉斯的選擇可以讓皮雷德烏斯用來做借口，以婉轉迂迴的語氣暗示可憎的觀念，這種做法被古代最出色的作家加以模仿。


[156]
 　[編者注]參孫，《舊約全書·士師記》中的猶太人士師，生於公元前11世紀的以色列，他力大無窮，與以色列的敵人非利士人爭戰周旋，非利士人讓參孫的女人大利拉套出參孫神力的秘密，挖其雙眼並囚於監獄中受盡折磨。後來，參孫向上帝悔改，上帝再次賜予力量，參孫抱住神廟支柱，身體前傾，結果柱子及房子倒塌，壓死了在廟中的敵人，自己也犧牲了。


[157]
 　在君王登極以前給予稱讚，不僅立場超然，說話也有份量。提比略接替查士丁繼位稱帝時，科裡普斯大力吹捧。然而就是一位衛隊的隊長，也會吸引流放阿非利加的人員高聲奉承。


[158]
 　埃法格裡烏斯增加查士丁譴責大臣這一部分，認為這段演說是發生在提比略被授予愷撒位階的典禮上。狄奧菲尼斯等人則把這段演說延後到授予奧古斯都的敘任式，是在查士丁逝世前不久。他們的表達方式較不嚴謹，應該不是明確的錯誤。


[159]
 　狄奧菲拉克特·西摩卡塔公開宣稱，他要把查士丁所發表的演說傳給後代子孫，因此完全不改正語法或修辭上的瑕疵。或許這個愛慕虛榮的詭辯家，自己沒有能力表達這樣高尚的情操。


[160]
 　保羅想要使莫裡斯成為第一位希臘皇帝而揚名於世，這樣做也真是夠奇特的了。在他之前的幾位皇帝都出生在歐洲的拉丁行省，可以將《希臘皇帝》這部作品用來代表整個帝國，而非僅僅在敘述君王而已。


[161]
 　[譯注]卡米盧斯是公元前5世紀—前4世紀的羅馬將領和政治家，曾經五次擔任獨裁官，擊敗高盧人入侵，拯救城邦於危難之際，積極進行武備工作，奠定向外擴張的基礎。


[162]
 　[編者注]奧斯特拉西亞王國，是法蘭克王國的東北部分，這時的法蘭克王國分為紐斯特裡亞王國、勃艮第王國、奧斯特拉西亞王國三部分。


[163]
 　雷吉納之柱位於梅西納的法洛最狹窄的部分，離開雷吉烏姆只有100斯塔德，古代的地理經常提到這個地方。


[164]
 　希臘歷史學家對於意大利戰爭只是含糊籠統地提到一下，拉丁人則更確定，特別是保羅·沃爾尼弗瑞德，他讀過塞康杜斯和圖爾的格列高利更為古老的歷史著作。巴羅尼烏斯提出教皇的一些信件。當前的時代被帕吉和穆拉托裡用精確的尺度加以衡量。


[165]
 　教皇的擁護者扎卡尼和豐塔尼尼也許會同意，科馬齊奧山谷或沼澤屬於太守的轄區，但是要將摩德納、雷焦、帕爾馬和普拉森提亞也包括在內的野心，使得原來就可疑和含混的領地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甚至就是為埃斯特家族服務的穆拉托裡，也無法保持公正無私的立場。


[166]
 　我依據貝雷提極為優異的論文敘述意大利的狀況。詹農對於那不勒斯王國的地理問題，完全聽從博學的卡米洛·佩利格裡尼所提出的論點。虛榮心很重的希臘人在失去真正的卡拉布裡亞以後，就用不怎麼光彩的稱呼「布魯提烏姆」來取代原來的名字，這種改變是在查理曼大帝時代之前發生。


[167]
 　馬菲和穆拉托裡基於民族立場極力主張意大利語，這兩位都是博學多才的正人君子，前者出於愛國愛鄉的熱誠，後者保持審慎從事的態度。


[168]
 　保羅使用條頓語的名字法拉斯來稱呼這些家族或世代，同樣運用在倫巴第人的法律之中。謙卑的輔祭並不是不知道自己是高貴的種族。


[169]
 　羅薩裡斯的法規在公元643年頒布，並沒有發現應支付三分之一的任何最小跡象，但是保存了意大利在那個狀況下很多奇特的儀式，還有倫巴第人的風俗習慣。


[170]
 　敘拉古的狄奧尼修斯有很大的馬匹養殖場，多次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中獲勝，使威尼提亞馬的名氣在希臘人中間傳播開來，但是這個品種在斯特拉波時代已經滅絕。吉蘇夫從他叔父那兒獲得馬群，倫巴第人後來將野馬引進來改良品種。


[171]
 　水牛的原始生長地區是非洲和印度，歐洲除了意大利數量很多能夠運用以外，其餘地區都沒有見過。古人也不知道這種動物，亞里士多德將它們描述成阿拉科西亞的野牛。然而我感到可疑，保羅怎麼會發生這種錯誤，竟然用通用的名字稱呼古代日耳曼的野牛。


[172]
 　他們對這件事不發表意見，可以證明他們不知道如何馴服獵鷹，甚至那些自命精通狩獵技術和動物歷史的人，好像都沒有任何印象。


[173]
 　特別是指白隼，這是一種體形較小的獵鷹。


[174]
 　「虔誠者」路易皇帝的第16號條例對這方面有詳盡的規定，他的父親查理曼大帝在皇室的編制裡就有獵人和放鷹人。我參考羅薩裡斯的法規，知道他們很早就提到馴鷹的技術。高盧在公元5世紀時，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裡斯特別稱許阿維圖斯有馴鷹的才能。


[175]
 　德洛克托夫的墓誌銘可以用在很多同胞的身上。這些倫巴第老人的畫像在蒙扎的皇宮可以見到，皇宮離米蘭有12英里，是托伊琳達王后修建的。


[176]
 　詹農主持正義，指責薄伽丘的蠻橫無理，他根本沒有權利，也找不到事實和借口，就說虔誠的托伊琳達王后投入一個趕騾人的懷抱。


[177]
 　可以參考穆拉托裡剛開始的數篇論文和詹農的歷史著作第一卷，以瞭解意大利王國當時的狀況。


[178]
 　拉丁人用「斯特裡迦」來稱呼女巫，這是很純潔帶有古典意味的起源，從彼得洛尼烏斯(公元1世紀羅馬神話劇的作者)的話，可以推論意大利人比蠻族更有偏見。


[179]
 　巴羅尼烏斯不願推崇偉大的教皇格列高利，顯然與對他的抨擊產生矛盾，但是穆拉托裡敢於暗示，這位聖徒過分誇大了阿里烏斯派和敵人的過錯。


[180]
 　格列高利的講道詞詳述城市和國家的悲慘狀況，巴羅尼烏斯摘錄在《編年史》裡。


[181]
 　有一位輔祭報道洪水和瘟疫的消息，他的主教是圖爾的格列高利，為了聖徒的遺物被派往羅馬。這名機智過人的信差用誇張的詞句修飾他的故事，說在河裡出現一條巨龍，有一大群小蛇伴隨在旁邊。


[182]
 　羅馬的格列高利提到聖本尼狄克不可思議的預言。羅馬城遭遇一連串的災禍，後來融入真實的歷史，於是這種杜撰的說法成為事實的證據。


[183]
 　格列高利的著作可以證實他不懂古典藝術和文學。


[184]
 　貝爾在一篇討論格列高利一世的文章中引用非常有用的章節，像是建築物和雕像就參閱格列高利奧的普拉提納，帕拉丁的圖書館就參閱索爾茲伯裡的約翰，李維就參閱佛羅倫薩的安托尼魯斯，這三個人之中最長壽的一位活到了12世紀。


[185]
 　從格列高利的書信和巴羅尼烏斯《編年史》第八卷，虔誠的讀者會收集神聖鐵鏈的碎片，嵌進黃金製作的鑰匙或十字架上，然後分送到不列顛、高盧、西班牙、阿非利加、君士坦丁堡和埃及。教皇的鐵匠手裡拿著銼刀，必須瞭解奇跡運作的狀況，哪些是在自己權力控制之下可以繼續操作，哪些已經脫離掌握要加以拒絕，這種情況犧牲了格列高利的誠信，以減少宗教的迷信行為。


[186]
 　除了格列高利的書信，由迪潘所編排，我們還有這位教皇的三本傳記，前面兩本分別是輔祭保羅和約翰在8世紀和9世紀寫成，包括很多原始的證據，有的讓人覺得可疑，第三本是本篤會編輯長年累月辛苦獲得的成果。巴羅尼烏斯的《編年史》是一本冗長而又偏頗的歷史巨著，他對教皇的偏見被極有見地的弗勒裡中和，經過帕吉和穆拉托裡的指責，能夠修正他的年譜。


[187]
 　[譯注]聖菲利克斯四世是意大利籍教皇(526—530 A.D.)，是由東哥特國王推選登位，宣佈半貝拉基主義為非法，結束了有關救恩的爭論。


[188]
 　約翰輔祭敘述他們的模樣就像名目擊證人，安吉洛·羅卡是一位羅馬古物學家，依據他的說明畫出圖像。他提到公元7世紀時教皇的一些馬賽克鑲嵌畫，仍舊保存在羅馬的一些古老教堂之內。同面牆上出現格列高利家人的畫像，現在用聖安德魯的殉教圖來作為裝飾，等於是多米尼契諾和基多家族進行高貴的競賽。


[189]
 　本篤會在統治時期盡力要減少格列高利的修道院，但是說明得很清楚的問題還是會引起懷疑，肯定是這些極有權勢的僧侶弄錯了。


[190]
 　這座主教府邸和修道院位於西蓮山一側，正面對著帕拉丁山，現在被卡馬多利佔有。聖格列高利奧贏得勝利，聖安德魯只得退到一個小禮拜堂。


[191]
 　[譯注]經查證他的登極日期是公元590年9月3日，並非原文所記公元590年2月8日，這才符合統治的期程。


[192]
 　天父禱文包含六行經文，格列高利的《聖事奉獻》和《對唱經本》可以充滿880頁的對開本，然而這些只能構成羅馬傳統儀式的一部分，馬比榮曾經詳加說明，弗勒裡大力予以刪節。


[193]
 　我從杜博斯神父那裡知道安布羅斯讚美詩很簡潔，限定在4個音階之內，然而格列高利讚美詩的和音更為完美，這種古老的音樂由8個音階或15種和弦組成。他特別提到只有行家才會欣賞格列高利的聖事儀式、極為優美的序奏和其中許多段落。


[194]
 　有位法國學者為格列高利胡說八道的《對話錄》大力辯護，迪潘認為沒有人會為這些奇跡的真實性提出擔保，我很想知道他自己到底相信哪些奇跡。


[195]
 　巴羅尼烏斯不願詳述有關教會財產的問題，以免讓人知道他們不是由「上帝的國度」，而是由「世俗的農莊」所組成。法國的作者、本篤會的編輯和弗勒裡不怕涉入卑賤而有用的瑣碎事務，所以生性仁慈的弗勒裡特別注意格列高利的社會良知。


[196]
 　我一直感到懷疑，農奴的婚姻要交付金錢的罰鍰，產生著名的相關權利。一個美麗的新娘經過丈夫的同意，就可以投身到年輕地主的懷中來折償應付款項，這種出賣身體的謀利方式，將為地區的暴虐行為提供先例，雖然不是法律上的暴政。


[197]
 　塔西佗的《編年史》第六卷提到這段話，用阿爾薩息德斯的口氣說出來：「我已一再宣示薩珊王朝的權利。」


[198]
 　《世界史》的作者在一篇論文中，提到阿拉伯雖然有很多限制因素，但還是非常武斷地認定，這個地區一直處於獨立的狀況。唯有以實瑪利的後裔受到神的恩典，這個預言能不斷流傳，倒是一個奇跡。學識淵博的盲信者難道不怕脆弱而不穩的基礎，會危及基督教的真理？


[199]
 　帕吉神父證實，波斯戰爭獲得10年的和平以後，在公元571年重啟戰端，持續20年之久。穆罕默德生於公元569年，按照歷書應是象年，亞伯拉哈在那年被擊敗。從這個記載看來，征服也門需要2年的時間。


[200]
 　龐培擊敗阿爾巴尼亞人的1.2萬騎兵和6萬步兵大軍，然而會對一群對人類有害的爬蟲心生畏懼之感。事實上這種說法很可疑，有點像他們的鄰居亞馬孫人一樣，不過是傳說而已。


[201]
 　在整個世界的歷史上，我只知道兩支海軍出現在裡海：其一，馬其頓的水師在帕特洛克利提督的指揮下，離開印度邊界，可能從阿姆河順流而下進入裡海，帕特洛克利是敘利亞國王塞琉古和安提阿克斯的部將；其二，俄羅斯的海軍，彼得一世率領一支艦隊和軍隊，從莫斯科附近順著伏爾加河進入裡海，抵達波斯海岸。


[202]
 　伯祖爾格的個性和地位有點像東方的塞涅卡，但是他的德行或過失不如塞涅卡有名，看來這位羅馬人比較多嘴。這位波斯智者引進印度棋藝及皮爾佩的寓言。他獲得智慧和德行的名聲，基督教徒認為他是福音書的信徒，伊斯蘭教徒尊敬伯祖爾格是最早的穆斯林。


[203]
 　此後我會經常提到基督教的畫像，幾乎也可以說是偶像。如果我沒有弄錯，在神的製品當中這是最古老的東西，但是在爾後的1000年中已經氾濫成災。


[204]
 　托比特可疑的史書中提到過雷伊或稱拉吉，大約是公元前700年，這個城市在亞述帝國顯赫一時，後來使用歐羅普斯和阿薩西亞兩個外國名字，位於裡海門戶的南邊約500個斯塔德，在馬其頓人和帕提亞人統治之下更為興旺。就是到了9世紀，城市的富麗堂皇和人口眾多，真是使人難以置信，戰爭和瘟疫卻使雷伊遭到絕滅的命運。


[205]
 　希羅多德的《歷史》第三卷談到7個波斯人的故事，此後經常提到他們那些高貴的後裔，特別是特西阿斯遺留的殘篇之中。然而奧塔尼斯的獨立是對專制政體採取敵對行動，7個家族經歷1100年的變革也不可能倖存。不過，這些家族後來可能用7個大臣的職位來代表，但是有些波斯貴族，像是本都和卡帕多細亞的國王，還是以身為大流士那7位勇敢戰友的後裔為榮。


[206]
 　東方人認為巴赫拉姆召集會議並擁護科斯羅伊斯二世，但是狄奧菲拉克特就這件事而論，交代得比較清楚，也更為可信。


[207]
 　狄奧菲拉克特把霍爾木茲的死歸罪於他的兒子，說是科斯羅伊斯二世指使手下人用棍棒將父親擊斃。我還是採用孔德米爾和歐提索烏斯(公元4世紀的安條克主教，反對阿里烏斯教派和尼西亞會議)比較溫和的看法，就算能找到一點證據，也不要將弒父的重罪加在任何人頭上。


[208]
 　法爾薩利亞會戰以後，龐培在盧坎也有類似的考量，他的打算是想找帕提亞人幫忙，但是他的同夥憎恨這種有違常情的結盟。這種不利的偏見可能逼得科斯羅伊斯和他的手下也要採取同樣的行動，他們非常激烈地表示，這要歸於西方和東方在法律、宗教和習俗之間的矛盾。


[209]
 　這個時代有三個將領的名字都叫納爾塞斯，經常會讓人混淆：(1)一位是佩薩美尼亞人，他是艾薩克和阿爾馬提烏斯的兄弟，在與貝利薩留交戰以後，背棄波斯國君投效羅馬帝國，後來參加意大利戰爭；(2)一位是征服意大利的宦官；(3)一位是協助科斯羅伊斯二世復位的將領，科裡普斯寫詩對他頌揚備至。


[210]
 　塞爾吉烏斯和他的好友巴庫斯曾經受到馬克西米安的宗教迫害，在法蘭西、意大利、君士坦丁堡及東方獲得神聖的榮譽。他的墓地在拉沙菲，因神跡聞名於世，這個敘利亞的小鎮得到光榮的名字塞爾吉奧波裡斯。


[211]
 　埃法格裡烏斯和狄奧菲拉克特曾經保有科斯羅伊斯二世的原信，用希臘文書寫，簽上自己的名字，刻在黃金製作的十字架和板面上，存放在塞爾吉奧波裡斯的教堂中。後來這些資料被送給安條克主教，他也是敘利亞的總主教。


[212]
 　希臘人提到西拉，只說她的父母是羅馬人，她自己是基督徒。在波斯和土耳其的傳說中，認為她是莫裡斯皇帝的女兒，讚譽科什羅對斯奇琳的愛情，以及斯奇琳對菲哈德的熱戀，而菲哈德是東方最英俊瀟灑的青年。


[213]
 　有兩名當代的希臘人提到霍爾木茲的暴政、巴赫拉姆的叛亂以及科斯羅伊斯二世的逃亡與復位等等重大事件，其中埃法格裡烏斯寫得比較簡略，狄奧菲拉克特的記載流傳很廣。後來的作者像是佐納拉斯和錫德雷努斯，只是引用資料加以改寫和整理而已。身為基督徒的阿拉伯人歐提奇烏斯和阿布法拉吉烏斯(1226—1286 A.D.，雅各派的東方總主教，神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們的作品顯然參考過很特別的回憶錄。15世紀著名的波斯歷史學家米爾克漢德(1433—1498 A.D.，波斯歷史學家)和孔德米爾，就我所知也不過摘錄什卡德、特克西拉和斯蒂芬的著作，弗爾蒙特神父和德貝洛曾經翻譯一份突厥文手稿。我對這些作品的權威性感到滿意，只是希望東方的資料能夠再豐富一些。


[214]
 　從米南德和狄奧菲拉克特的作品中，我們對於台吉的自負和權勢才有一點概念，狄奧菲拉克特的八卷著作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使後人瞭解了阿瓦爾人的狀況，不僅是記述羅馬君主的豐功偉業而已。巴伊安的祖先已享受到羅馬的慷慨大方，而他本人活得比莫裡斯的統治更久。阿瓦爾人在台吉領導下入侵意大利是在公元611年，他可能是巴伊安的兒子或是孫兒。


[215]
 　台吉就是在戰場上也喜歡使用各種香料，他要求用東方的胡椒、肉桂、豆蔻當作禮物。與現代更為精緻的食物相比，野蠻時代的歐洲人無論是在肉類還是飲料方面，都要消耗更多的香料。


[216]
 　希臘歷史學家承認他的指責很公正也很有道理。


[217]
 　米南德提到巴伊安的偽誓食言以及西米烏姆的開城投降，有關圍攻的記載已經丟失，我們無法見到，狄奧菲拉克特非常讚許這篇作品。


[218]
 　君士坦丁·波菲洛根提烏斯在10世紀，提及貝爾格萊德這個斯拉夫人取的名字。法蘭克人在9世紀初葉使用拉丁人的稱呼，是阿爾巴·格裡卡。


[219]
 　保羅·沃爾尼弗瑞德敘述阿瓦爾人入寇弗留利的狀況，也提到他的祖先成為俘虜，那個時候大約是公元632年。斯拉夫人渡過亞得裡亞海，在西潘圖姆地區定居下來。


[220]
 　狄奧菲拉克特說他們甚至可以製造活動的攻城木塔。


[221]
 　台吉的部隊和盟友到達西部海岸附近，離君士坦丁堡有15個月的行程。莫裡斯皇帝與來自遙遠國度的巡迴豎琴師談過話，會不會弄錯了，像這樣落後的民族怎麼會有這種樂師。


[222]
 　這些是博學的比亞伯爵極可信的推測之詞。發現策契人和塞爾維亞人始終在一起，無論是靠近高加索山脈，還是在伊利裡亞，或是在下易北河地區。甚至就是波希米亞人最野蠻的傳統，都使他的假說帶上可信的色彩。


[223]
 　如果狄奧菲拉克特是有天分或是有品位的作家，可能是用文雅的反嘲來加以諷刺，事實上他並沒有傷人之意。


[224]
 　《伊利亞特》用崇高和敬仰的詩句，讚許英雄的精神和哲人的理性能夠結合在一起，證明荷馬的見識已經超越他所處的時代和國家。


[225]
 　關於這件事的證據，我並沒有什麼印象，明智的讀者可以參閱前面的第三十四章第五節，曾經提到阿茲穆斯或阿茲穆提姆的沒落。到了下一個世紀，愛國的精神和忠勇的氣節都可以廉價出售。


[226]
 　從狄奧菲拉克特所著《莫裡斯皇帝傳》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等卷，可以知道阿瓦爾人戰爭的細節。他寫這本書是赫拉克利烏斯在位時，沒有必要對逝世的皇帝加以奉承，但是他的鑒別和判斷能力不足，無關的瑣事顯得實在冗長，重大的情節反而過於簡略。


[227]
 　莫裡斯自己就戰爭的藝術寫了12卷書，現在還流傳存世，約翰·謝弗把它放在阿里安《論戰術》一書的後面，公元1664年在阿普薩爾出版。


[228]
 　莫裡斯的詭計和貪婪，狄奧菲拉克特和狄奧菲尼斯似乎一點都不知情。這些指控大為損害皇帝的形象，最早提到的是《帕斯卡爾編年史》的作者，佐納拉斯加以引用，錫雷德努斯對於要求的贖金有另外的算法。


[229]
 　反對莫裡斯浪潮洶湧的呼聲之中，君士坦丁堡的民眾把他貼上馬西昂教派的標籤，認為他是個異端，不知是用來表示含糊的譴責，還是皇帝真正聽從古老諾斯替教派的教導。


[230]
 　聖奧托諾穆斯(我對這位聖者一無所知)教堂離君士坦丁堡約150斯塔德，吉利烏斯提到莫裡斯和他的兒子在優特羅皮烏斯港被謀殺，這是卡爾西頓兩個海港之一。


[231]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通常為風濕所苦，狄奧菲拉克特也隱約提到，如果不是與歷史的原則相矛盾，他應該指出醫藥上的原因。然而他卻說些風馬牛不相關的東西，像是探究尼羅河的定期氾濫，還有就是希臘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232]
 　高乃依經過努力的創作，寫出情節非常複雜的悲劇《赫拉克利烏斯》。要想瞭解來龍去脈，僅一個劇本根本無法說明清楚，尤其是劇情的發展前後相隔年代久遠，就是作者本身都會混淆。


[233]
 　福卡斯的雕像都已被摧毀，即使出於敵人的惡意，也必須忍受他的一幅畫像或諷刺畫逃過被焚燒的下場。


[234]
 　迪康熱提及莫裡斯的家庭，他的長子狄奧多西在4歲半時，就登上皇帝的寶座，經常與他的父親同時接受格列高利的致敬。他的女兒信奉基督教，除了安娜斯塔西婭和狄奧克特斯特，還發現有一位使用異教徒的名字，竟然稱為克裡奧帕特拉，真是令人大為驚異。


[235]
 　有些作者的作品以及有關的手抄本中，對於普裡斯庫斯和克裡斯普斯這兩個人分不清楚，讓我差一點將福卡斯的女婿當成是對阿瓦爾人作戰獲得5次勝利的英雄。


[236]
 　狄奧菲拉克特是埃及人，曾經出任都城的郡守，大約在公元628年寫出莫裡斯的傳記。佛提烏輕描淡寫加以指責，認為他寫作的風格太過於做作，而且說教的語氣很重，所以他加以大幅刪改和修正。他的序言是哲學女神和歷史女神的對話，她們都坐在筱懸木下面，後者手裡撫著七絃琴。


[237]
 　對於有些時代而言，我們不要理會當時的歷史學家，無須著眼於修辭的裝腔作勢，寧願屈就於編年史和節本的簡潔。狄奧菲尼斯和尼西弗魯斯根據這種原則，寫出波斯戰爭的本末和大事紀要。當然有的地方還不夠完整，對任何額外增加的史實，我引用非常權威的資料。狄奧菲尼斯生於公元748年，曾經擔任廷臣，後來成為僧侶。尼西弗魯斯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長，死於公元829年，比狄奧菲尼斯年輕。所以他們兩人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親身經歷這場戰事，很多說法難免出於想像。


[238]
 　波斯歷史學家本身都被欺騙，但是狄奧菲尼斯把這些謊言和錯誤歸咎於科斯羅伊斯。歐提索烏斯相信莫裡斯的兒子從兇手那裡被救出來，後來成為僧侶，終其一生都留在西奈山。


[239]
 　歐提索烏斯把帝國在福卡斯統治下，所有重大的損失都詳細記錄了日期，發生一次錯誤倒是能夠挽救赫拉克利烏斯的榮譽，說他率領艦隊不是從迦太基而是從薩洛尼卡，裝載蔬菜前來救濟君士坦丁堡。其他的東部基督徒，像是巴爾赫佈雷烏斯、埃爾馬辛(薩拉森人的歷史學家)、阿布法拉吉烏斯，對於史實的記載都更真誠而且正確。波斯戰爭的發生時間和重要事項，在帕吉的年代記都有詳盡的資料。


[240]
 　征服耶路撒冷是對教會極重要的事件，可以參閱歐提索烏斯的《編年史》，以及僧侶安提阿克斯的悼詞，他有129篇講道詞仍舊存世，是否有人再去閱讀，已經無關緊要。


[241]
 　利奧提烏斯是當時的主教，他為人品崇高的聖徒寫了生平的傳記。這部作品有益世道人心，我發現巴羅尼烏斯和弗勒裡經常摘錄加以引用。


[242]
 　巴羅尼烏斯所產生的錯誤，以及很多人提到科斯羅伊斯二世進軍迦太基，而不是卡爾西頓，主要是希臘文的兩個城市的拼音非常相近，才會張冠李戴，在狄奧菲尼斯的原文裡，有時會因抄寫員和學者弄錯而引起混淆。


[243]
 　聖安納斯塔修斯真正的法案是在第七次大公會議中公佈，巴羅尼烏斯和布爾特得到他們的記錄。神聖的烈士背叛波斯來到羅馬的軍隊中，後來在耶路撒冷成為僧侶，詆毀祆教的禮拜儀式，當時已經傳播到巴勒斯坦的愷撒裡亞。


[244]
 　兩種駱駝的不同在於是一個駝峰還是兩個。雙峰駝的體形較大，來自突厥斯坦或巴克特裡亞納；單峰駝生長的地區在阿拉伯和阿非利加。


[245]
 　希臘人敘述達斯塔傑德的沒落，而波斯人讚美它的光彩奪目，但前者所講是目擊者看到的樸素狀況，後者是來自聽到的模糊報道。


[246]
 　穆罕默德的歷史學家阿布爾菲達(1273—1331 A.D.，阿尤布王朝在哈蘭姆的王公，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和加尼爾(1670—1740 A.D.，英國的東方學家和歷史學家)，記錄這次派遣使節的時間是伊斯蘭教紀年第7年，也就是公元628年5月11日。他們的年代記發生錯誤，因為科斯羅伊斯二世死於同年的2月。布蘭維利耶(1658—1722 A.D.，法國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玄學家)經過計算，把時間定為公元615年，就是在科斯羅伊斯二世征服巴勒斯坦以後。然而穆罕默德不敢那麼快就輕舉妄動，事實上也沒有那種能力和必要。


[247]
 　誠實而博學的譯者薩萊很詳盡地敘述穆罕默德的臆測、猜想和打賭，只是布蘭維利耶帶著邪惡的意圖，花費很大心血要對未來的事件提出很明顯的預言，照他的意思是要迷惑基督教的爭論者。


[248]
 　有些最原始的片斷資料，像是羅馬使臣的講稿或書信，同樣可以構成《帕斯卡爾編年史》的主要優點。這本書可能在亞歷山大裡亞寫成，正值赫拉克利烏斯統治時期。


[249]
 　巴羅尼烏斯很嚴肅地提及這次的發現是神跡的轉變，木桶裡裝的不是蜂蜜而是黃金，然而償還債務是不可避免的事，由士兵負責去收集，奉令留給亞歷山大裡亞教長的金額不得高於100磅黃金。尼西弗魯斯在200年以後，提到捐獻時情緒還是非常惡劣，他認為君士坦丁堡的教會仍然感到痛心。


[250]
 　這種情況已經不會使人感到驚奇。即使在承平時期，一個團的官兵人員名冊全部更新，也要20或25年。


[251]
 　他把紫袍換成黑色，厚底官靴以波斯人的鮮血染成紅色。


[252]
 　皮西底亞的喬治指出敘利亞門和西利西亞門這兩個要點的位置。色諾芬在1000年以前經過這裡，曾經用高雅的筆調加以敘述。一條3個斯塔德長的狹窄隘道，在高聳而陡峭的山巖和地中海之間通過，兩端建有很堅固的城門，形勢險要，從陸地上根本無法進攻，只能從海上接近。這個要地離塔爾蘇斯是35個帕拉沙(譯按：古代波斯的長度單位，相當於3或4英里)或裡格，到安條克是8到10里格。


[253]
 　赫拉克利烏斯可能寫信給一位朋友，引用西塞羅所說的話。伊蘇斯在色諾芬那個時代是個富裕而繁榮的城市，等到海灣另一邊的亞歷山大裡亞或斯坎德隆興起以後，才逐漸沒落下去。


[254]
 　弗吉尼懷疑波斯人為伊利阿努斯(公元2世紀希臘戰史作者)所騙，伊利阿努斯所敘述的軍隊做出非常複雜的螺旋狀運動。而且弗吉尼特別提到，皮西底亞的喬治在敘述有關軍事行動時，會引用利奧所著的《戰術學》。


[255]
 　皮西底亞的喬治是當代的一名證人，寫出3章敘事詩來描述赫拉克利烏斯的第一次遠征。這首詩於公元1777年在羅馬出版，使用的讚美之詞非常含蓄，充滿雄辯的氣勢，很難符合帕吉、丹維爾等人的要求。


[256]
 　狄奧菲尼斯的敘述要言不煩，提到赫拉克利烏斯進軍亞美尼亞的行動極為神速；尼西法魯斯雖然分不清楚兩次遠征，但是他認為整個行動只限於拉齊卡行省；歐提索烏斯說他只帶5000人，還有就是配置在特拉布宗的守備部隊。


[257]
 　從君士坦丁堡到特拉布宗，順風只要4到5天，接著到埃爾澤努姆是5天，再航行12天到埃裡范，最後到陶裡斯又要10天，總共需要32天。以上是塔韋尼爾(1622—1686 A.D.，神學家)的旅行行程，他對於亞洲的道路狀況非常熟悉。圖內福爾與一位帕夏同行，從特拉布宗到埃爾澤努姆花了10到12天的時間。夏爾丹提到埃裡范到陶裡斯的精確距離是53個帕拉沙，每個帕拉沙是5000步。


[258]
 　丹維爾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敘述赫拉克利烏斯在波斯的遠征，運用高明的技巧和淵博的學識，確定甘扎卡、塞巴瑪和達斯塔傑德的位置，但是對公元624年為人所知不多的戰役，也就避而不提。


[259]
 　阿拉克西斯河的水流奔騰、湍急、喧囂，挾帶著融雪浮冰，威力勢不可當。就是最堅固和巨大的基座都會被洪流沖毀，古老城鎮祖爾法附近留下很多拱門結構的殘址，可以證明這條河流的破壞力量。


[260]
 　夏爾丹與東方人一樣，把陶裡斯或特布裡斯的奠基歸功於佐貝德，她是阿拉謝德哈里發的妻子。但是這個城市還要古老得多，它的名字不論是甘扎卡、蓋扎卡還是蓋卡，都表示是皇家金庫的所在地，一般估計人口有110萬人，但夏爾丹認為只有55萬居民。


[261]
 　赫拉克利烏斯打開福音書，隨便翻到其中一節，運用或解釋阿爾巴尼亞的名字和位置。


[262]
 　莫甘荒原位於居魯士河與阿拉克西斯河之間，有60個帕拉沙長和20個帕拉沙寬，地勢開闊，水草豐富，後來帖木兒曾在此紮營，納迪爾沙王也在此登極稱帝。


[263]
 　塞巴瑪和奧米亞靠近斯保塔湖，丹維爾證明是同一個城市，按照波斯人的說法，因成為瑣羅亞斯德的出生地而知名於世。在佩龍·丹奎特爾所著的《阿維斯陀聖書》中，有的章節是瑣羅亞斯德的手筆，確保這種傳統獲得最大的尊敬。


[264]
 　狄奧菲尼斯提到薩爾班，以及匈奴人地區內的他林敦，它們的位置我都沒有發現，而且丹維爾也沒有打算找出來。歐提奇烏斯是一名知識不夠淵博的作者，只是提到阿斯法罕這個名字，不能認為就是伊斯法罕，而卡斯賓可能就是沙普爾這座城市。從陶裡斯到伊斯法罕的行程是24天，卡斯賓正好位於半途。


[265]
 　色諾芬在《遠征記》第一卷中提到，年輕的居魯士離開塔蘇斯約10個帕拉沙，渡過寬度有300英尺的薩魯斯河。


[266]
 　赫拉克利烏斯進行三次對抗波斯人的戰役，都能發揮堅忍不拔的勇氣，皮西底亞的喬治表示極度地欽佩。


[267]
 　有5位波斯將領被陸續派來對付赫拉克利烏斯，佩塔維烏斯(1583—1652 A.D.，學者、耶穌會教士、翻譯家和編輯)將他們的姓名和行動都加以辨別和敘述。


[268]
 　皮西底亞的喬治特別提到兵力有8萬人，他的詩篇很肯定地指出年老的台吉，在赫拉克利烏斯統治期間還一直活在世上，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是一個外國母親所生。然而弗吉尼對這些詩文做出別的解釋。


[269]
 　西徐亞國王將1隻鳥、1只青蛙、1隻老鼠和5支箭送給大流士，要考驗他的智慧。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和人民，要是看到台吉所傳遞的信息，是否會大笑不已，這點倒是使我很感興趣。


[270]
 　《帕斯卡爾編年史》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作戰和獲得解救有非常詳盡的記載，而且極為可信。狄奧菲尼斯增加了一些情節，皮西底亞的喬治也解開若干疑點，他寫出一首詩來慶祝極其幸運的事件。


[271]
 　科扎爾斯人的權勢在第7，第8，第9這3個世紀盛極一時，希臘人和阿拉伯人對他們都有幾分認識，中國人將他們稱為「吐蕃」。


[272]
 　伊庇法尼婭或稱優多西婭，是赫拉克利烏斯和第一位妻室優多克西婭唯一的女兒。她在公元611年7月7日生於君士坦丁堡，同年的8月15日受洗，10月4日加冕(在皇宮的聖司蒂芬小禮拜堂)。這時她大約15歲，正要嫁給突厥人丈夫時，傳來他死亡的消息，只有中止聯姻的行動，無法達成所望的企圖。


[273]
 　埃爾馬辛提供了很多看似不可思議但可能是真實的史料，但是所說的數目實在太大，像是集結在埃德薩的羅馬人有30萬人，在尼尼微被殺的波斯人有50萬人。即使這些數字能省去一個零，都很難讓人接受。


[274]
 　特西阿斯記述尼尼微的周長是480個斯塔德(大約32英里)，約納斯說繞一圈要花3天時間。先知認為這個城市有12萬人無法分辨善惡，古老的都城當時約有70萬居民，在基督紀元前600年完全消失，不見蹤跡。位於西邊的郊區仍舊存在，阿拉伯人開始設立哈里發的時代曾經提及，使用的名字是摩蘇爾。


[275]
 　尼布爾(1733—1815 A.D.，德國探險家和科學家)經過尼尼微毫無察覺，其實他錯過了那古老的防壁，全部是用磚砌或用泥土堆成，他誤以為是一列小山。據說防壁有100英尺高，側面聳立著1500座塔樓，每座高度都有200英尺。


[276]
 　如果瓦羅(公元前1世紀，羅馬將領、學者和諷刺詩人)能用敞開的胸懷同意賜予豐碩的戰利品，即使是給一個殺死敵軍國王或將領的普通士兵，那麼這種榮譽就會廉價和常見得多。


[277]
 　狄奧菲尼斯敘述赫拉克利烏斯最後一次遠征行動，無論是事件、地點還是日期，都非常精確而且可信。他必定是根據皇帝所發的書信作為最基本的資料，在《帕斯卡爾編年史》裡保存了一件很奇特的樣本。


[278]
 　科斯羅伊斯二世逝世的謠言剛傳出來，皮西底亞的喬治所寫兩個詩章的《赫拉克勒德》，立刻在君士坦丁堡出版。一個教士或是詩人對於國家公敵的不得善終，當然可以大喜若狂，但是這種卑鄙的報復心理，對於一個君主或是征服者就不太合適。我很遺憾在赫拉克利烏斯的書信中，看到很不光彩的迷信舉動，他幾乎要讚許西羅伊斯的弒父是虔誠和公正的行為。


[279]
 　歐提奇烏斯的作品就東方人的觀點而言，是敘述薩珊王朝後期幾位國王最佳的歷史記錄，他對西羅伊斯的弒父罪行略而不提。參見德貝洛和阿塞曼尼的相關資料。


[280]
 　《帕斯卡爾編年史》所引用的西羅伊斯書信，很可惜是在他進行謀和行動之前所寫，對於條約的執行要看狄奧菲尼斯和尼西弗魯斯的歷史著作。


[281]
 　高乃依在所著悲劇中唱出的疊句，很能表現出當時的情況。可以參閱狄奧菲尼斯和尼西弗魯斯對赫拉克利烏斯的凱旋所作的描述。皮西底亞的喬治證實他的母親仍然在世，而且她很愛他的兒子。拜占庭的基督徒經常使用安息日的隱喻，有時會帶著不敬的意味。


[282]
 　裝真十字架的木箱外面的封印沒有損壞的現象，保管得如此良好要歸功於(是神的旨意)西拉皇后對信仰的虔誠。


[283]
 我不理會丹尼爾、提摩修斯等人很無聊的比擬，他們把科斯羅伊斯二世和阿瓦爾人的台吉比作伯沙撒、法老王和古老的撒旦，然後大加撻伐。


[284]
 　20萬人這個數字是蘇伊達斯提出來的，但應該不是波斯戰爭而是伊索裡亞戰爭，而且不是赫拉克利烏斯皇帝。


[285]
 　要是我堅持每種史實或臆測都要有證據加以支持，每種線索都要有一大串的證詞，每個註釋都能擴大成為一篇重要的論文，那麼我應該用什麼工具去完成這項調查工作，能夠定出它的限制和範圍？我已經讀過大量古代的作品，這些都經過佩塔維烏斯、勒·克拉克、博索布勒(1659—1738 A.D.，神學家和歷史學家)和莫斯海姆的編纂、摘要和闡釋；我要敘述這麼細微而深遠的主題，個人最感滿意之處，是能獲得這些明師的指導，對於能借用他們深遠眼光的幫助，除了感激之外，毫無不好意思的地方。其一，佩塔維烏斯的《神學理論》，這部作品所花費的精力和敘述的範圍真是令人不敢置信，僅僅有關「道成肉身」的部分就分為16冊，第一冊是它的起源和歷史，其餘各冊都是辯解和教義。這位耶穌會教士的學識不僅博大精深，而且正確無誤，拉丁文的表達非常純正，敘述的方式很明確，提出的論點有精闢的見解，而且從無矛盾之處。但是他是神職人員的奴隸，異端分子的剋星，更是真理和誠信的大敵，只要是不利於正統教會的任何狀況，他都挺身而出表示反對。其二，亞美尼亞人勒·克拉克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寫出最初兩個世紀的《教會史》，他的理念很清晰但是思想很狹隘，對於那個時代的理性或愚行，用個人的判斷來降低所應達到的標準。他反對神職人員，有時因此加速建立公正無私的觀念，有時反而造成不利的影響。其三，博索布勒的《摩尼教的歷史批判》是古代哲學和神學的寶庫。學識淵博的歷史學家用不可思議的手法和有系統的論點完成這本大作，使他的身份在聖徒、智者或異端之間轉換。然而他的作品太過於高雅，以致曲高和寡，洩露出仁性的袒護現象，通常會站在弱者的一方。就在他極力防範誹謗時，他還不讓迷信行為和宗教狂熱有反擊的餘地。一份冗長的作品目錄使讀者清楚他在各方面的觀點。其四，提起莫斯海姆，他的深奧不及佩塔維烏斯，自主不及勒·克拉克，明智不及博索布勒，但從他的作品《君士坦丁前的基督教之謎》，可以知道這位歷史學家的完美、理性、正確和節制。


[286]
 　這是猶太人特裡豐用他同胞的名義所說的話。現代有少數猶太人的思想從金錢轉向宗教，仍舊保持他們的語言，要求對先知的話按字面詮釋。


[287]
 　克利索斯托和阿塔納修斯不得不公開聲明，基督或使徒都很少提到他的神性。


[288]
 　伊比奧尼派使用的《聖經》在《馬太福音》部分缺少前兩章，他們所堅持的信條不夠完整，普裡斯特利(1733—1804 A.D.，英國神學家和科學家)博士最後刪除幾段，包括奇跡受孕。


[289]
 　最早的福音書很可能是供猶太人改信者使用，所以用希伯來文或敘利亞文寫成，很多的神父都可證實此事，像是帕皮阿斯、伊裡納烏斯、奧利金、傑羅姆等人。正統教徒都用虔誠的態度表示相信，就是卡索邦(1559—1614 A.D.，古典文學家和神學家)、格勞修斯和伊薩克·福修斯這些新教的學者都可以接受。但是希伯來文的《馬太福音》是無法估計的損失，這要歸咎於原始教會的不夠勤奮或忠誠，他們情願採用無名希臘人未經認可的譯本。伊拉斯謨和他的追隨者，把希臘文的原文當成最原始的福音書，雖然他們公開宣佈福音書是使徒的作品，但這等於把所有的證據全部丟掉。


[290]
 　西塞羅和提爾的馬克西穆斯從雜亂無章的《對話錄》中，使形而上的靈魂獲得解脫。對於研究柏拉圖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有時會產生樂趣，但是經常會帶來困惑。


[291]
 　耶穌的門徒被說服，相信人在出生前已經有罪，法利賽人堅持善良的靈魂可以轉生。一位現代的拉比(猶太教的法師)謙遜地宣稱，赫爾墨斯、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形而上理論，源於他那光輝奪目的同胞。


[292]
 　有關人類靈魂的起源出現四種不同的見解：(1)靈魂不滅而且帶有神性；(2)創造出來以後的靈魂，在與肉體結合之前，處於分離的狀態；(3)靈魂從人類的始祖亞當傳承下來，亞當也與他的後代子孫一樣，包容在心智和肉體的根源之中；(4)每個人的靈魂在受孕那一剎那才偶然被創造出來，並且能夠成為有形的肉身。最後這種看法像是流行於現代，人類的心靈在成長的過程中並非那樣崇高，而且也不容易理解。


[293]
 　這段話被當成奧利金的15種異端邪說之一，被他的護教者否認。有些拉比認為亞當、大衛和彌賽亞的肉身是同一個靈魂。


[294]
 　幻影派在全世界獲得太多人的相信，正在滋長的錯誤理論，使依納爵用書信傳達給西麥拿教會的觀念讓人無法接受，就連聖約翰所傳播的福音也受到毀棄。


[295]
 　基督公元200年前後，伊裡納烏斯和希波呂圖斯要駁斥32個教派，等到埃皮法烏斯時代增加為80個。現存的伊裡納烏斯五卷作品都使用粗俗的拉丁文，但是原本可能在希臘的修道院裡找得到。


[296]
 　[譯注]擬人派的主張是賦予神以人形或人性。《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三十三章十一節：「耶和華與摩西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


[297]
 　聖約翰和塞林蘇斯偶爾在以弗所的浴場相遇，但是使徒趕快從異端身邊逃走，以免建築物倒塌在頭上。米德爾頓拿出波利卡普的證據，用來譴責這個愚蠢的故事，然而這種說法何嘗不適合塞林蘇斯那個時代和所居住的環境。這種過時卻或許有可能的事實，可以參閱《約翰一書》第四章三節，暗指最早的異端具有雙重性質。


[298]
 　瓦倫廷派贊同一個複雜而毫無條理的系統：(1)基督和耶穌雖然有不同的等級，但都是永恆，一位扮演有理性的靈魂，另一位是救世主的神靈；(2)在受難的時候，兩個角色全部告退，只留下有感覺的靈魂和凡人的身體；(3)甚至身體都輕盈異常，可能明顯表示要上升天國。以上都是莫斯海姆用盡心力所得的結論。但是我懷疑拉丁文譯者是否明瞭伊裡納烏斯的本意，還有就是伊裡納烏斯和瓦倫廷自己是否明白。


[299]
 　異端分子濫用「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種激情的呼喊，盧梭以雄辯的氣勢就基督和蘇格拉底提出很不禮貌的對比，忘記將死的哲學家口裡沒有吐出一句急躁絕望之詞。這種情緒只會表現在彌賽亞的身上，然而像這種不當試探的用詞，可以解釋為讚美詩和預言的適當運用。


[300]
 　聖保羅的話(《提摩太前書》三章十六節)已經證明確實有這種表示方式，但是我們受到現代《聖經》的欺騙，有一個希臘原文「誰」被改為「神」，這是公元6世紀初葉在君士坦丁堡發生的事，真正的文本可以在拉丁文和敘利亞文的譯本中見到，仍舊存在於希臘及拉丁神父的論證之中。這種謬誤和聖約翰的3個證人，很高興能被牛頓爵士發現。我很重視在這方面的爭論，願意聽從首位哲學家的權威，他對鑒定和理論的研究具有極為高明的技巧。


[301]
 　我對這些問題訴諸兩位東方高級教士的自白，格列高利·阿布法拉吉斯是東方的雅各派總主教，伊利阿斯是大馬士革的聶斯托利派都主教，因而不論是東方正教、雅各派、聶斯托利派，都可以獲得一致的結論：那就是他們同意現有的經典，差異在於表達的方式。對於博學和理性的神學家而言，像是巴納熱、勒·克拉克、博索布勒、拉·克洛茲(1661—1739 A.D.，東方學者和歷史學家)、莫斯海姆和賈布隆斯基，他們歡迎這種寬容的裁決，但是佩塔維烏斯難免勃然大怒，以至於溫和的迪潘只能在一旁竊竊私語。


[302]
 　[譯注]「普通書信」是指《新約聖經》書信中確定是保羅寫的十三卷以外的書信，共有八卷，分別是《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約翰一、二、三書》和《猶大書》。


[303]
 　佩魯西烏姆的伊希多爾所寫的信件並非最可靠的證物，蒂爾蒙特不像波朗德派信徒那麼虔誠，他對這位西裡爾是狄奧菲盧斯侄兒一事，始終抱持懷疑的態度。


[304]
 　雷納多(1646—1720 A.D.，歷史學家和東方學者)神父從塞維魯的《阿拉伯史》找到一些材料，塞維魯是10世紀時赫摩波裡斯·瑪格納的主教，他本人並不值得信任，除非整個事件的內部證據逼得我們非贊同不可。


[305]
 　亞歷山大裡亞的帕拉波拉尼是一個慈善組織，設立在伽利埃努斯時代黑死病流行期間，用來照顧病患和埋葬死者，組織逐漸擴大，濫用和售賣從出任神職獲得的特權。在西裡爾統治之下產生的暴虐行為，激怒皇帝剝奪教長對他們的提名權，把整個組織的人數限制在五六百人，但是這些辦法只是權宜之計，不能發生效用。


[306]
 　愷撒裡姆一帶海灘到處都散佈著貝殼，所以我贊成原文的字義，但是也不反對德瓦羅伊使用「屋瓦」這個隱喻的譯法。兇手用這種方式是否要讓受害人活著受罪，這點我不知道。


[307]
 　蘇格拉底記下聖西裡爾所建立的功勞，最令人側目而視之處，是這位歷史學家對於海帕蒂婭的謀殺案抱著冷酷的態度。在提到受害者姓名的時候，我很高興看到即使巴羅尼烏斯都現出羞愧的樣子。


[308]
 　君士坦丁堡的阿提庫斯及佩魯西烏姆的伊希多爾請求幫助時，西裡爾擺出一副裝聾作啞的模樣，只有聖母親自說項，才會使他讓步。然而他晚年仍一直抱怨，覺得約翰·克利索斯托罪有應得。


[309]
 　[譯注]小亞細亞的教會從公元2世紀起，認定復活節在尼散月(即猶太教的1月，在公歷的三四月間共30天)的第14天，這樣才符合逾越羔羊的教義，並不贊同尼西亞教條的規定，說復活節在每年春分後第1個星期日。於是這一派的信徒被稱為十四日派，被視為異端而受到迫害。


[310]
 　使用「上帝之母」這個希臘原文，就像我們在動物學中經常提卵生和胎生動物一樣。極難知道是誰最先使用這個字，拉·克洛茲認為是愷撒裡亞的歐西比烏斯和阿里烏斯派信徒。西裡爾和佩塔維烏斯提出正統教義方面的證詞，但是聖徒說話的真實性讓人感到可疑，「上帝之母」這個稱呼，很容易混進一份正統教會的手抄本之中。


[311]
 　巴納熱在《教會史》這本極具爭議的作品中，用血統和身世來證明上帝之母。但是這份希臘文的手抄本，要想獲得一致的同意那還差得太遠。敘利亞文的譯本還保留基督家世最早的稱呼，甚至聖托馬斯在馬拉巴爾海岸的基督徒都使用這些版本。聶斯托利派和一性論者出於妒忌，保護他們原本不能失去純正的性質。


[312]
 　埃及的異教徒已經譏笑基督教新出現的西布莉女神，用海帕蒂婭的名義偽造的信件，對殺害她的兇手所尊奉的神學，表現出輕視和嘲弄的態度。在《聶斯托利》這篇文章中，貝爾(1674—1760 A.D.，哲學家和學者)對聖母瑪利亞的敬拜散佈一些並不成熟的哲理。


[313]
 　按照希臘的原文，這個字的意義包括「文字」或「財產」的相互借用或交換，不僅限於人，可以擴展到神明之間。佩塔維烏斯的《神學理論》對這個非常精細的項目訂出12條規則。


[314]
 　[譯注]切萊斯廷一世是意大利籍教皇(422—432 A.D.)，判處聶斯托利是異端，將他逐出教會，引起基督教的分裂，死後被封為聖徒。


[315]
 　十二條破門律並沒有獲得教會正式的批准，佩塔維烏斯在《神學理論》第六冊好像是要引起熱烈的討論，我對這種憤怒和詭辯的激情演出不禁產生憐憫之心。


[316]
 　這些神學家如理性的巴納熱和拉·克洛茲，都是世界公認的學者。拉·克洛茲發自內心的批判之詞，得到他的朋友賈布隆斯基和莫斯海姆的肯定。要找到三位更受尊敬的公正之士很不容易。阿西曼是個博學而又溫和的奴隸，對於聶斯托利派的罪行和錯誤不大可能辨識得清楚。


[317]
 　[譯注]聖靈降臨節也稱五旬節、降靈節，是基督教重大節日，在每年復活節後第7個星期日，也就是第50天。


[318]
 　公元4世紀以前的基督徒根本不知道瑪利亞的過世時間和埋葬地點。以弗所的傳統獲得宗教會議的認可，然而耶路撒冷提出合理的要求，取代以弗所的地位。朝聖客只能參拜一座空墓，因而產生復活與升天的神話，希臘和拉丁的教會都很虔誠地予以默認。


[319]
 　埃及的主教對教長那種盲從和冥頑的奴性姿態，卡爾西頓的決議呈現出一幅活生生的圖畫。


[320]
 　安條克的主教受到市政或教會事務的影響，一直延宕到5月18日才成行。以弗所的距離是30天的行程，發生意外或是休息要多花10天的時間。色諾芬行軍經過同樣的地區，計算的距離是260帕勒桑或裡格。在古代和現在的旅行路線上有同樣的標示，要是我能比較軍隊、會議和商隊在行進時所要求的速度，這個里程數就會發揮計時的作用。蒂爾蒙特勉強同意洗刷安條克的約翰受到懷疑的名譽。


[321]
 　約翰和西裡爾聯盟以後，忘懷他們之間曾經大肆抨擊。相互敬仰的敵手要是惺惺相惜的話，雄辯的風格和真正的感情不應該混淆不清。


[322]
 　西裡爾提到優迪克時非常尊敬，把這位異端的首腦視為朋友和聖徒，是全力以赴的信仰衛護者。他的兄弟達爾馬提烏斯修道院院長，同樣被雇來約束皇帝和他的寵幸。


[323]
 　一封奇特和原始的信函中提到送錢的事，這是西裡爾的副主教寫給他所支持的傀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新上任的主教的一封信，很意外地被保存在拉丁文的譯本之中。聖徒的假面具已經掀開，用坦誠的語言提到利益和共謀。


[324]
 　莊嚴的法學家拿島嶼來做比喻，這個美好的地點有清涼的水流和青蔥的綠地，與利比亞的沙漠有天淵之別。三個地方使用「綠洲」這個常用的名字：(1)朱庇特·阿蒙神廟所在地；(2)位於中部的綠洲，在萊科波裡斯西邊約三日的路程；(3)聶斯托利放逐的地點，有非常宜人的氣候，離努比亞的邊界只有三日的路程。


[325]
 　邀請聶斯托利參加卡爾西頓的宗教會議，梅利泰內主教撒迦利亞，以及海拉波裡斯主教著名的澤納阿斯或菲洛克西努斯，他們兩人都曾經提到此事，但是埃法格裡烏斯和阿西曼加予以否認，拉·克洛茲堅決表示確有此事。事實如何已經講不清楚，然而一性論者散佈引起反感的傳聞，對他們有利。歐提奇烏斯很肯定地表示，聶斯托利死於放逐以後第7年，也就是卡爾西頓大公會議舉行之前10年。


[326]
 　接受歐提奇烏斯和格列高利·巴爾赫布裡烏斯或阿布法拉吉斯的說法，就代表著第10和第13世紀那種輕易相信的態度。


[327]
 　我們感謝埃法格裡烏斯摘錄聶斯托利的一些書信，他受到冷酷頑固的狂熱信徒給予的羞辱和迫害，像一幅活生生的圖畫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328]
 　卡爾西頓大公會議的裁決包括以弗所宗教會議的內容，後者則再度將弗拉維安控制的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包括在內，特別注意要分辨雙重的牽扯關係。埃法格裡烏斯和利比拉圖斯提到，有關優迪克、弗拉維安和狄奧斯科魯斯的整個宗教事務。我再次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訴求勤奮的蒂爾蒙特伸出援手，巴羅尼烏斯和帕吉的編年史將繼續伴我走上漫長而辛苦的旅程。


[329]
 　要是有人尊敬宗教會議，認為他們絕無謬誤，可以試著去探求參與人員的感受。身居領導地位的主教，有一群居心叵測或粗心大意的秘書或抄寫員追隨在旁，他們把很多文件散佈到全世界。現存的希臘文抄本有很多的謬誤，還有被禁止的文句受到修改的痕跡，就是教皇利奧一世相當可信的譯文，看起來也像是沒有全部完成。現在的《拉丁文聖經》與古老的譯本有很多重大的差異之處，這是羅馬的一位教士魯斯提庫斯(550 A.D.)，用最好的手抄本加以校訂所獲得的成果。這份手抄本保存在君士坦丁堡「永不睡眠的護衛者」手裡，這是拉丁、希臘和敘利亞名聲最響亮的一所修道院。


[330]
 　佛提烏在一篇引經據典的文章中，承認用似是而非的言辭，攻擊教皇利奧和他的卡爾西頓大公會議。他發動戰爭來對抗教會的兩個敵人，拿起對手利奧投出的標槍，總會使其中一位仇敵受傷。為了對付聶斯托利派，他好像是要引進一性論者的混亂和疑惑；而為了對付優迪克，他鼓勵聶斯托利派要堅持完全不同的立場。教會辯護者的主張是對聖徒要有善意的解釋，要是同樣用這種態度對待異端，所有的爭論都會消失於無形。


[331]
 　「大貓」這個綽號來自他夜間的冒險活動，在黑暗的掩護之下，他爬過修道院的小室，向熟睡的弟兄低聲傳達天啟的指示。


[332]
 　他們提出一種藥物來證明希臘教會所患的疾病，在羅馬醫生抵達之前已有多人喪生。對於君士坦丁堡教皇自傲而苛酷的脾氣，蒂爾蒙特感到震驚。他們現在很高興懇求安條克的聖弗拉維安和耶路撒冷的聖伊利阿斯，要是根據他的說法，過去拒絕將這兩位聖徒視為在世上的教友。但是紅衣主教巴羅尼烏斯很像聖彼得的岩石，立場堅定而又強硬。


[333]
 　他們的名字被從教堂的記事板上擦去，要知道教會的記錄代表著一生的傳記。


[334]
 　佩塔維烏斯和蒂爾蒙特敘述「三聖頌」的歷史和教條，從以賽亞到聖普羅科盧斯的男孩，12個世紀的時間已經過去，現在這個男孩比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的人民，都要先進入天堂，知道所唱的讚美歌還有改進的必要，因為男孩聽到天使在唱：「神聖的上帝!神聖的大能!神聖的永恆!」


[335]
 　漂布者(他把這個行業引進修道院)格納菲烏斯是安條克的教長，帕吉的編年史提到他一生冗長的事跡，德瓦羅伊曾編輯埃法格裡烏斯的作品出版，就把為格納菲烏斯寫的一篇論文放在後面。


[336]
 　阿納斯塔修斯在位期間產生的問題，維克托、馬塞利努斯和狄奧菲尼斯的編年史都有記載。狄奧菲尼斯的編年史在巴羅尼烏斯的時代還沒有出版，身為批評家的帕吉詳加註釋，並且修正了很多錯誤。


[337]
 　從卡爾西頓大公會議到阿納斯塔修斯之死這段時期的史實，可以在利貝拉圖斯的祈禱書、埃法格裡烏斯的歷史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狄奧多爾作為審稿者的兩本摘要、宗教會議的裁定和教皇的書信等有關資料中找到。還有就是蒂爾蒙特的《教會記錄》，其中的第15大冊和16大冊包括一系列雜亂的史料。我必須在此告別這位無法取代的嚮導，雖然他成見很深，記錄卻具備翔實、公正、嚴謹等優點。他試圖完成公元6世紀時教會和帝國的歷史，後來因為逝世而未能達成目標。


[338]
 　對於這種明智和謙遜的情操，阿勒曼努斯的序文對普羅科皮烏斯痛加笞責，把他列為玩弄政治手腕的基督徒，聲稱那些醜陋的無神論者，竟然教導凡人要傚法神的憐憫。


[339]
 　約翰是亞細亞的一性論主教，對於查士丁尼的處理方式是最可信的證人，他自己就為皇帝效力。


[340]
 　這方面的論點，可以比較普羅科皮烏斯與狄奧菲尼斯的著作。尼斯大公會議全部托付給亞歷山大裡亞的教長，或說是當地的天文學家，定出正確的日期，發佈年度的復活節告示。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聖西裡爾《帕斯卡爾書信集》很多相關的資料，當然看不到也沒有關係。自從一性論者在埃及盛行以後，正統教會由於愚蠢的偏見而困惑不已，就是在新教徒中間，提到接受格列高利曆法也抱持反對的態度。


[341]
 　撒瑪利亞人在古代和現代的中心位置，示劍、尼亞波裡斯、納普盧斯坐落在一個山谷裡，北方是受到詛咒的山脈，即貧瘠的伊巴爾，南方也是受到詛咒的山脈，即富饒的加裡茲姆，離耶路撒冷只有10到11小時的路程。


[342]
 　我記起一個說法，其中一半出於哲理一半出於迷信，那就是伊斯蘭教教徒從被查士丁尼的宗教偏見所摧毀的行省滲透進帝國。


[343]
 　在查士丁尼統治的頭幾年，巴羅尼烏斯與皇帝都保持愉悅的心情，而且一直對教皇表示好感，這種狀況到皇帝將他們置於權勢之下才停止。


[344]
 　要是教會人員從來沒有讀過普羅科皮烏斯所寫的《秘史》，他們所抱持的懷疑態度，至少可以證明大家普遍存著恨意。


[345]
 　有關「三章」這個主題，最早的行動起於君士坦丁堡的第五次大公會議，可提供雖然可信卻毫無用處的認知。身為希臘人的埃法格裡烏斯，比起3位有宗教狂熱的阿非利加人法康達斯、利貝拉圖斯和編年史的作者維克托·塔努尼西斯，不如他們那樣著作等身而且正確無誤。《主教政令彙編》或阿納斯塔修斯是意大利人最原始的證據。現代讀者從迪潘和巴納熱獲得一些相關資料，然而後者下了堅定的決心，要貶低教皇在這方面的權威和所扮演的角色。


[346]
 　奧利金經常模仿那些古老哲學家的精微和詭詐，他的論點過於謙遜，有違教會的宗教狂熱，因而用異端邪說為理由將他定罪。


[347]
 　對於莫普蘇埃斯提亞的狄奧多爾是有罪還是無辜，巴納熱能夠公正地衡量。如果他寫出1萬卷作品，就會產生同樣數目的錯誤，需要給予仁慈的寬容之心。在異端創始者所有的後續作品目錄裡，只將他列入，而他的兩位同道沒有涉及，為這種判決進行辯護是阿西曼的責任。


[348]
 　公元638年，教皇霍諾留與競爭阿奎萊亞教長職位的主教進行協商，但是他們之間再度發生爭執，教會的分裂要到公元698年才獲得最後的解決，雙方停止對立的行動。西班牙教會在14年之前(624 A.D.)，用保持沉默的侮慢態度，不理會第五次大公會議的決議事項。


[349]
 　特裡夫主教尼西提烏斯就像大多數高盧的高級教士一樣，因為拒絕譴責「三章」，被迫與4個教長脫離教友的關係。巴羅尼烏斯幾乎要公開宣佈查士丁尼的詛咒之詞。


[350]
 　提到查士丁尼最後的異端和他的繼承人發佈詔書之後，埃法格裡烏斯著述的歷史作品中，提到的人物都跟民事有關，不涉及教會的事務。


[351]
 　馬丁和馬克西穆斯不幸的遭遇，在他們最早的信件和判決中，敘述的文字極為簡潔，令人生出憐憫之情。然而他們違抗命令所接受的懲處，已經用君斯坦斯的典型方式先行宣佈。


[352]
 　歐提奇烏斯最大的錯誤，是認為到羅馬參加宗教會議的只有124個主教，但結果被帶到君士坦丁堡的，還要再加上168位希臘人，就有292位神父組成第六次大公會議。


[353]
 　當一志論的僧侶無法施展奇跡，人民就大聲呼叫示威，但這只是很自然的短暫反應，我很怕後者是君士坦丁堡的一群好人，他們對正統教義懷有期待的心理。


[354]
 　羅馬長久以來對狄奧多爾抱著很大的期望，但是他以能掌握哈特菲爾德的行省宗教會議(680 A.D.)而感到滿足，在會中他接到馬丁教皇的教令和第一次拉特蘭大公會議對付一志論者的決議。狄奧多爾是西裡西亞行省塔爾蘇斯的僧侶，被維塔利安教皇指派為不列顛的總主教，主要是看重他的學識和虔誠，然而對他的籍貫產生疑慮，覺得有些地方對他無法信任。這位西裡西亞人從羅馬被派到坎特伯雷，在一位阿非利加人的指導下加強學習。他全盤接受羅馬的教義，「道成肉身」的信條從狄奧多爾傳到現代的總主教，在說法上還是一成不變，他們有深刻的瞭解，但可能很少探究此一奧秘。


[355]
 　這種稱呼的起源似乎來自敘利亞，要到10世紀才被人弄清楚，是雅各派杜撰出來，聶斯托利派和伊斯蘭教徒很熱誠地採納，但是正統教會也毫不羞愧地接受，歐提奇烏斯的編年史也經常運用。


[356]
 　當地的土著把敘利亞語尊為最古老的語言，可以分為三種地方語：(1)阿拉米安語限於埃德薩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各城市；(2)巴勒斯坦語使用於耶路撒冷、大馬士革和敘利亞其餘地區；(3)納巴錫安語是亞述山地和伊拉克農村所使用的粗俗方言。只有一名學者抱有成見，認為敘利亞語優於阿拉伯語。


[357]
 　我不會因為運用西蒙、瓦頓(1600—1661 A.D.，主教和聖經學者)、米爾、威特斯廷(1693—1754 A.D.，日耳曼神學教授)、阿塞曼努斯、盧多法斯和拉·克洛茲的研究成果，而使自己變得更為無知。我參考這些資料有兩點理由：其一，所有受到神父和教職人員讚許的版本中，流傳到現代時，能否保持最早的純真正直倒是讓人感到懷疑；其二，那些敘利亞文的譯本最有份量，東方教派的贊成就是最好的證據，顯示早在教會的分裂之前就已經存在。


[358]
 　我非常感激約瑟夫·西蒙·阿塞曼努斯所提供的專論，記載有關一性論者和聶斯托利派的狀況。這位學識淵博的馬龍派教徒，在公元1715年被教皇克萊芒十一世派到埃及和敘利亞，拜訪當地的修道院，搜尋各種手稿。他的四卷對開本巨著在羅馬出版的時間是公元1719到1728年，主要內容是一項範圍廣泛而又極具價值的計劃，但作品只包括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他是個土著和學者，精通敘利亞的文學和語言。雖然他是羅馬的追隨者，但希望對各教派的敘述能盡量保持節制和坦誠的態度。


[359]
 　尼斯的大公會議制定不超過20種教規，從希臘教會的宗教會議搜集到其餘的70到80種。瑪魯薩斯編纂的敘利亞文版已經絕跡，阿拉伯文譯本的特色是後來發生很多添加和篡改之處。然而這些法典包括很多教會的戒律，也是非常奇特的神聖遺物，可能完成於聶斯托利派和雅各派分裂之前，因此到現在仍舊同樣受到東方所有教友的尊敬。


[360]
 　審稿者狄奧多爾注意到埃德薩的波斯學派。阿塞曼尼對古代的光輝和兩個敗亡的時代(431 A.D.和489 A.D.)，進行非常詳盡的討論。


[361]
 　旅行家科斯馬斯的作品由蒙福孔神父於公元1707年在巴黎出版，其中一些奇特的摘要，可以在佛提烏、泰弗諾和法比裡修斯的著述中見到。作者的意圖是要駁倒邪惡的異端，他們認為地球是球體，不像《聖經》所說是橢圓的平板。但是僧侶的胡說八道與旅行家從現地獲得的知識混雜在一起，他的航行時間是公元522年，書籍在亞歷山大裡亞出版是公元547年。博學的編輯不知道科斯馬斯信奉聶斯托利教義，被拉·克洛茲查明真相，受到阿塞曼尼的肯定。


[362]
 　在前往摩提爾、耶路撒冷和羅馬的漫長路程中，約翰長老的故事全都在奇異的無稽之談中消失殆盡。有些情節是借用中國西藏的喇嘛，經由葡萄牙人無知地傳給阿比西尼亞皇帝。然而很可能在11和12世紀時，克拉惕人的營地中出現過聶斯托利基督徒。


[363]
 　[譯注]唐貞觀五年即公元631年，波斯人阿羅本將聶斯托利派的經書傳入長安，唐太宗准許建寺傳教，中國稱為景教，唐武宗會昌五年即公元845年，景教與佛教一併被禁。


[364]
 　從公元7到13世紀這段時期，中國有基督徒已經獲得確切的證明，中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和拉丁文的資料可以印證此事。西安府的碑銘敘述聶斯托利派教堂在華建立的興盛狀況，時間是從開始傳教的公元636年到當時的公元781年，後來受到指控說是拉·克洛茲、伏爾泰等人所偽造，他們怕受到耶穌會教士的欺騙，反而因自己的狡詐而自食惡果。


[365]
 　名聲響亮的印度傳教士聖托馬斯是使徒、摩尼教徒或是亞美尼亞商人。不過，發生這件事是早在傑羅姆時代。馬可·波羅提到，在馬阿巴城或稱墨利頗，他獲知聖托馬斯就在當地殉教。這個城市離馬德拉斯只有1里格，葡萄牙人在那裡建立了一所以聖托默為名的主座教堂，聖徒每年都會顯示奇跡，直到英國人成為瀆聖的鄰居以後，才不再發生顯靈之事。


[366]
 　在12世紀時，無論是《撒克遜人編年史》的作者還是馬姆斯伯裡的威廉，都沒有能力杜撰這種特別的事實，他們也無法解釋阿爾弗雷德的動機和採用的方式，草率的告知只會激起我們的好奇心。馬姆斯伯裡的威廉認為著手冒險的行動極為困難，我懷疑英國使臣在埃及購買貨物的傳聞。皇家的作者無法像一次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航行那樣，能用前往印度的遠航來使他的奧羅修斯變得富有。


[367]
 　雷諾多提到過塞維魯的東方報告，他的真實教條見約翰的書信。約翰是安條克的雅各派教長，寫給他的兄弟亞歷山大裡亞的梅納斯，時間是10世紀。


[368]
 　聖薩巴斯的勇氣可以用來證實讓人置疑之事，這些僧侶的武力不僅用於精神方面，也不限於防衛。


[369]
 　敘利亞的海拉波裡斯主教澤納阿斯或菲洛克塞努斯，他的事跡被塞維魯寫進編年史裡，受到阿塞曼尼和拉·克洛茲的認同。澤納阿斯是極其卓越的敘利亞語文大師，也是《新約》譯本的作者或編輯。


[370]
 　54名被查士丁放逐的主教，狄奧尼修斯的編年史記載著他們的姓名和職稱。塞維魯被召喚到君士坦丁堡，利貝拉圖斯說是為了審判，而埃法格裡烏斯說他的舌頭被割掉。謹慎的教長並沒有留下來查問不同的狀況，帕吉認為教會的改革發生在公元518年9月。


[371]
 　詹姆斯·巴拉迪烏斯或稱占扎盧斯，他那鮮為人知的歷史為歐提奇烏斯、雷諾多和阿西曼努斯所搜集，希臘人對他幾乎毫無認識。雅各派教徒寧可從使徒聖詹姆士繼承姓名和譜系。


[372]
 　阿布法拉吉斯的父親極為著名，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作品，在阿西曼努斯的文獻裡都是最熱門的項目。拉·克洛茲諷刺西班牙人帶著偏見，反對有猶太血統的人士，說他們褻瀆他們的教堂和國家。


[373]
 　拉·克洛茲指責極為過分的斷食和禁慾，甚至就是敘利亞人阿西曼努斯都如此表示。


[374]
 　阿西曼努斯在論文第二卷的開頭，對一性論的狀況有非常出色的說明，僅這一卷就有142頁。格列高利·巴爾赫布裡斯或阿布法拉吉斯的《敘利亞編年史》，同時探討聶斯托利派的總主教和雅各派的長老。


[375]
 　歐提奇烏斯證明這兩個詞是同義語，經過系統化處理以後在波科克制作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很多類似的文章。他並沒有受任何偏見影響，這在10世紀的時候被用來對付馬龍派的教徒。我們可以相信一位東正教徒，他的證詞受到雅各派和拉丁人的肯定。


[376]
 　君士坦丁是住在阿帕梅亞的敘利亞教士，他用堅定的態度和巧妙的手法支持一志論者的傳教事業。


[377]
 　狄奧菲尼斯和錫德雷努斯都提到這些「俠盜」的豐功偉業：拉·洛克對這個名字有所解釋；帕吉確定事件的時間，甚至就是約翰·馬龍教長微不足道的身世，都調查得一清二楚，可以說明從公元686到公元707年，發生在利巴努斯山區的所有問題。


[378]
 　上個世紀還留存20棵大香杉，現在只剩下四五棵。這種樹木在《聖經》中極為有名，對於濫伐者甚至用處以破門罪來加以保護，不能用製造小十字架來作為借口。每年在樹蔭下舉行彌撒來慶祝，敘利亞人將樹枝舉起來好清除積雪。有關利巴努斯山的天候狀況，不要太相信塔西佗的話，他有的只是很大膽的比喻。


[379]
 　提爾的威廉所提出的證據被傑克·德·維特拉所倣傚或證實，但是這種不合情理的聯盟，隨著法蘭克人的勢力一起煙消雲散。阿布法拉吉斯認為，馬龍派是一志論者的教派。


[380]
 　我在拉·洛克的著作中發現有關馬龍派歷史的描述，在提到古代的部分，他襲用奈隆的偏見，再加上羅馬其他馬龍派信徒的說法。阿西曼努斯對於羅馬的馬龍派信徒，要是反對則感到害怕，要是支持則感到羞愧。此外還可以參考尼布爾和賈布隆斯基的作品，尤其是見識高人一等的沃爾尼更為出色。


[381]
 　拉·克洛茲很簡單地敘述亞美尼亞的宗教，他參考加拉努斯的名著《亞美尼亞史》，對於亞美尼亞的狀況有良好的印象。能夠受到拉·克洛茲的讚譽，證明這位耶穌會教士的作品的確有很多的優點。


[382]
 　亞美尼亞的宗教分裂，一般認為發生在卡爾西頓大公會議後84年，經過17年才全部完成，公元522年為亞美尼亞紀元的開始。


[383]
 　在外旅遊的亞美尼亞人都是處於有利地位的旅行家，從君士坦丁堡到伊斯法罕的大道兩旁，都有他們教會所屬的教堂。目前的狀況可以參考奧勒裡烏斯、夏爾丹、圖內福爾的作品。最出色的人物是塔韋尼爾，他是到處漫遊的珠寶匠，雖然讀書有限，但是見多識廣。


[384]
 　雷諾多寫出有關亞歷山大裡亞教長的歷史巨著，從狄奧斯科魯斯到本傑明為止。歐提奇烏斯的《編年史》第二卷也有詳盡的敘述。


[385]
 　優洛吉斯是安條克的一名僧侶，無論是文采還是辯才都極為出名。他提出很多證據說明蓋伊安派和狄奧多西派都是信仰之敵，他們之間不應該復交和好。同樣的見解從聖西裡爾的嘴裡說出來就是正統思想，要是塞維魯也這麼講就會變成異端邪說，聖利奧持反對的主張同樣是至理名言。優洛吉斯沒有傳世的作品，佛提烏抱著小心翼翼的態度節錄他的文章就感到非常滿意。


[386]
 　這個數字來自埃及官方的資料，比起格梅利·卡雷裡提到科普特人在古代有60萬人而現代只有1.5萬人，總要合理得多。西裡爾·盧卡是君士坦丁堡的新教教長，非常感慨地談到這些異端的數量，比起信奉正教的希臘人多出10倍都不止。


[387]
 　科普特人的歷史、宗教和習俗，可以在下述作品中找到：雷諾多神父一部很混雜的作品，既不是譯本也不是原作；還有一位雅各派信徒彼得的《東方編年史》；亞伯拉罕·伊契倫西斯公元1651年在巴黎出版的兩本譯作；以及阿西曼努斯的作品。這些史籍的時間最晚沒有晚於13世紀，前往埃及的旅行家可以提供近代的資料。上個世紀有位開羅人約瑟夫·阿布達克努斯，在牛津出版了一本很簡要的《雅各比教派史》，只有短短的30頁。


[388]
 　這個說法並不正確，卻能流傳到埃及和歐洲，原因是科普特人的詭計多端，阿比西尼亞人的狂妄自大，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膽小如鼠和不學無術。埃塞俄比亞的雨量會使尼羅河的水位上漲，並不會考慮到統治者的意願。河流在靠近納帕塔的地點，距離紅海只有3天的行程，開闢一條運河來改變河道的方向的確有這種需要，但是這已經超過愷撒的能力。


[389]
 　阿比西尼亞人仍舊保存著阿拉伯人的容貌和膚色，等於提供一個證據，那就是2000年的時間不足以改變一個民族的外觀。努比亞人是阿非利加的原住民，這個種族與塞涅卡爾和剛果的純種尼格魯黑人並無差別，有著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和捲曲的頭髮。古人對這種奇特的現象不怎麼在意，不像現代的哲學家和神學家反而非常重視。


[390]
 　經過伊迪裡西族長的證實，基督教傳入努比亞是在公元1153年，只是名字誤植在努比亞的地理學家身上，他表示努比亞人是信奉雅各派的民族。雷諾多的作品閃耀著歷史的光芒，他認為傳入的時間還要更早。


[391]
 　拉丁人將「阿布納」尊為教長的頭銜並不得當。阿比西尼亞人只承認4位教長，他們的酋長頂多不過是都主教或全國的總主教。雷納多特提到的7位主教，是存在於公元1131年的狀況，但是所有的歷史學家都不知道有這回事。


[392]
 　狄奧多拉派遣傳教士到努比亞和埃塞俄比亞傳播福音一事，我不知道阿西曼努斯為什麼要表示懷疑的態度。很少有人注意到阿比西尼亞，一直要到公元1500年，雷諾多從科普特人的作者那兒獲得資料，才將此事宣揚出去。在盧多弗斯的內心，這部分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393]
 　現在最需要的技藝由猶太人施展，對外貿易則掌握在亞美尼亞人的手裡。歐洲的勤奮成為格列高利最讚許和羨慕的原因。


[394]
 　約翰·貝爾穆德茲的著述於公元1569年在里斯本出版，由普爾查斯譯成英文，再由拉·克洛茲轉譯成法文。這部作品很奇特，作者好像要對阿比西尼亞、羅馬和葡萄牙大施騙術。他自稱有教長的頭銜，這完全是毫無根據和無中生有的事。


[395]
 　盧多弗斯、格德斯和拉·克洛茲這三位新教的歷史學家，從耶穌會找到最主要的史料，特別是特勒茲的《通史》，公元1660年以葡萄牙文在科英布拉出版。我們也許會對他們的坦率不諱感到驚奇，但那些罪大惡極的行為和宗教迫害的精神，在他們的眼裡是最值得炫耀的德行。盧多弗斯瞭解一點埃塞俄比亞語，所以比較方便，能與格列高利進行個人的談話。格列高利是位思想自由的阿比西尼亞僧侶，從羅馬受邀前往撒克遜-哥達的宮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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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章 第五卷及第六卷(對應本套書第九至十二冊)的主要內容 從赫拉克利烏斯王朝到拉丁王國的建立，君士坦丁堡希臘諸帝的繼承及其背景(641—1185 A.D.)


 一、緒論

我已經追溯了圖拉真到君士坦丁以及君士坦丁到赫拉克利烏斯這一系列的羅馬皇帝，忠實地敘述他們統治期間的安危禍福和利弊得失。帝國5個世紀的沒落期轉瞬而過，到土耳其人奪取君士坦丁堡為止，還有長達800年之久的時日，需要努力不懈地爬梳整理。如果我保持同樣的方向，敘述類似的過程，就會用冗長而薄弱的筆調寫出一部卷籍浩瀚的史書。耐心的讀者要是想從中間得到教誨，或者作為消遣用來打發時日，即使花費如許光陰，也很難獲得應有的報酬和收益。我們深入探索東部帝國的衰亡，經歷每一個階段和步驟，發現所有後續朝代的編年史，都讓撰擬的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困難。這些編年史一直在重複敘述冗長而不變的故事，內容多為國脈的衰弱和局勢的悲慘。然而經常和迅速發生的變遷，打斷了事件因果之間的自然關聯；微小情節的錯誤會產生累積作用，破壞整體史觀的真相和成效，而我們是靠著這種印象才能撰寫和修飾這部悠久的歷史。從赫拉克利烏斯時代開始，拜占庭舞台的面積變小而且暗淡無光，帝國的邊疆過去由查士丁尼的法律和貝利薩留的武力所定出的界線，在我們的注視之下從各方面向後退縮。古代最高尚的臣民，羅馬人的姓氏僅能保有歐洲最狹小的角落，不過是君士坦丁堡郊區的一隅之地而已。

希臘帝國的命運就如萊茵河，它的水流在匯合大洋之前，早已被沙土吸收殆盡。那要經歷長久的時間和緩慢的變遷，才會讓主權所及的範圍縮小到我們視線之內，失去外表的光輝並沒有獲得德性和智慧這些高貴的稟賦作為補償。君士坦丁堡在最後淪亡的時刻，比起雅典最繁榮的年代還要富裕和興旺，看來是毫無疑問的事。想當年雅典所有財產的總額不過6000泰倫，就現在的幣值來說只合120萬鎊，為2.1萬名成年男性市民所擁有。這些市民都是自由人，敢於維護思想、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平等的法律保障人身和財產不受到侵犯，他們在共和國的政府中行使獨立的選舉權，他們的數量彷彿因鮮明且多姿多彩的性格而增多。每個雅典人在自由權利的保護之下，鼓動著競爭和自負的雙翼，渴望到達國家的最高階層；等到上升至顯赫的地位，有些經過精挑細選的人物還想繼續高昇，到達一個庶民眼光所不及的程度。在一個面積廣大而人口眾多的王國中，過往的經驗證明不會缺少建功立業的機會，抓住這些機會就能從數以百萬計的臣民中脫穎而出。

雅典、斯巴達和他們的盟邦各自所佔有的領土，面積並沒有超過法蘭西或英格蘭一個中等大小的行省，然而在豎起薩拉米斯和普拉蒂亞的勝利紀念碑以後，根據我們的想像，認為他們一定會向亞細亞這個巨大的疆域擴展，那裡的民族會被勝利的希臘人踩在腳下。拜占庭帝國的臣民僭用並且羞辱了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名字，只能展現出共同而又卑劣的惡習，不會因懦弱的個性而減輕污染的程度，即使產生令人難忘的罪行，也不會激起英勇的氣概。

古代的自由人帶著高貴的熱情，復誦著荷馬的名句：「俘虜淪為奴，豪氣失其半。」詩人只能看到盛行於城市和家庭的奴役制度所產生的效果，無法預測另一半的剛毅之氣被宗教的專制消滅，對於俯伏在地面的教徒，不僅是行動，就連思想都要被施加桎梏。希臘人在赫拉克利烏斯後續各帝的統治下，受到雙重枷鎖施與的壓迫，暴君自以為是永恆公正的法律，卻因臣民的習性而腐化和墮落。我們從寶座上的施政、軍營的戰鬥和學校的教誨中，尋找這些人的名字和特質，讓他們值得保存而不會被世人遺忘。但是這種努力只是徒然無益之事。我們所找出的目標，具備的缺點和過錯也無法用畫師的技術和手法來彌補。

在這800年裡，前面4個世紀處於陰雲密佈的狀況，偶爾出現一些微弱和中斷的歷史光芒，從莫理斯到阿歷克塞這些皇帝的傳記中，只有馬其頓人巴西爾成為一部單獨作品的主題，當時的各種記錄有的根本就不存在，也有很多丟失或是不夠完整，對於較為近代的編輯而言，由於史料的缺乏使他們的權威受到質疑。後面這4個世紀可以免予資料不足的指責，君士坦丁堡執掌歷史的文藝女神
[1]

 ，隨著科穆寧家族同時復活，但是她的作品外表過於俗麗，動機有欠高雅和厚道。還有很多的僧侶或廷臣，都跟著前人的腳步走向奴性和迷信的同一道路，他們的視野非常狹窄，對事物的判斷毫無效用，甚至會產生誤導。當我們合上冗贅和貧瘠的史籍時，仍舊對於事件的起因、角色的個性和時代的習俗一無所知，然而他們卻大加讚譽或深為譴責。對一個英雄人物的刻畫可以及於全體人民，刀劍所發揮的力量傳達到文筆，從經驗可以得知，歷史的聲調隨著時代的精神在起伏。

要不是我認為拜占庭帝國的命運，從消極方面來說，關係著極為燦爛而重要的變革，可以改變世界的現況，以上述的考量來說，我絕對不會理會這些希臘的奴隸和卑躬屈節的歷史學家，一點都不會感到遺憾。帝國丟失的行省是一塊很大的空間，紛紛出現新成立的殖民地和崛起的王國，並很快地興旺起來。被擊敗的民族原先所具備的和平與戰爭的積極效能，被轉移給獲勝的民族。我們要探索東部帝國衰亡的因果關係，就必須從他們的起源和征服以及他們的宗教和統治中進行。有了這麼豐富的各式各樣的史料，敘述的範圍就會吻合我的計劃和我的作品。如同伊斯蘭教徒每天的祈禱，不論是在菲茲還是德裡，都必須轉向麥加神聖寺廟的方向，所以歷史學家應該將眼光注視君士坦丁堡這座城市。漫遊的行程可以包括阿拉伯和韃靼地區的荒野，但是研究的範圍還是應當局限在羅馬帝國逐漸縮減的國境之內。

我根據這個原則對作品最後幾卷擬訂目前的寫作計劃。
[2]

 第一章主要敘述君士坦丁堡統治的皇帝，全部是正統的朝代，從赫拉克利烏斯在位到拉丁人征服，大約有600年的時間。這是一份快速瀏覽的摘要，完全借助早期歷史學家敘述的順序和文字。我的介紹著重於帝位的變革、皇族的傳承、希臘帝王的性格特質、面臨生死關頭的狀況、政府的方針和影響、統治的趨勢是加速還是延緩東部帝國的滅亡。這樣一份年表僅列出要目，在後續各章中將會對各種論題提出更詳盡的說明，蠻族重大事件的情節在拜占庭編年史的相關項次都有記載，帝國的內部狀況，還有保羅教派危險的異端，動搖了東部帝國的基礎也啟發了西部帝國的文明，各列為一章的主題。但是這些探討會稍為延後，要等到公元9世紀和10世紀，歷史進一步的發展才能讓我們打開視野看世界。

明瞭拜占庭歷史的基礎之後，下述一一出現的民族，都佔據一個空間，可以當得起偉大的稱譽，或是建立卓越的功績，能夠將羅馬世界和現在這個時代相連接。

開始是法蘭克人，這個通稱包括法蘭西、意大利和日耳曼所有的蠻族，他們在查理曼大帝的刀劍和權杖之下結合起來。對偶像和它的崇拜者的迫害行動，使羅馬和意大利脫離拜占庭帝座的管轄，羅馬帝國準備在西部復興。然後是阿拉伯人或薩拉森人，整整三章用巨大的篇幅敘述新奇和有趣的主題：第一章描述阿拉伯國度和居民，研究穆罕默德這位人物，還有就是先知的性格、宗教和成功之道；第二章我要追隨阿拉伯人的征服之路，敘利亞、埃及和阿非利加這些羅馬帝國的行省，無人能夠阻擋勝利的豐功偉業，直到他們消滅波斯和西班牙王國；第三章我要細述哈里發帝國的奢華和技藝、分裂和衰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和歐洲如何獲得拯救。

另行獨立成章的包括保加利亞人、匈牙利人和俄羅斯人，他們經由海上或陸地攻擊東羅馬帝國行省和都城。由於當前俄羅斯人的偉大事業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他們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更使我們感到好奇。諾曼人就那個好戰的民族而言就是一群私人冒險家，他們在阿普裡亞和西西里建立勢力強大的王國，使君士坦丁堡的統治權岌岌可危。他們展現出騎士制度的威風八面，是英雄傳奇浪漫事跡的濫觴。拉丁人是教皇的子民也是西部的國家，他們受到徵召來到十字架的旗幟下，要去恢復和保衛聖墓，在布永的戈弗雷和基督教世界的同儕領導之下，無數的朝聖客向耶路撒冷進軍，希臘皇帝感到驚懼，但皇位也獲得保存。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軍踏著第一次十字軍的足跡前進，亞洲和歐洲捲入一場長達200年之久的聖戰。基督教的強權受到英勇的抵抗，最後為薩拉丁和埃及的馬穆魯克所擊退。在這些令人難忘的十字軍中，法蘭西和威尼斯的艦隊和軍隊從敘利亞轉向色雷斯博斯普魯斯海峽，攻擊都城，推翻希臘帝國，拉丁君主建立的王朝佔據君士坦丁的寶座近60年之久。

希臘人自身在這個囚禁和流放的時期，必定被看成是外國人，成為君士坦丁堡的敵人，後來又成為統治者。不幸的災難再度激起民族德行的火花，皇家的正統從復國到被土耳其人征服，這一期間還能繼續保持尊貴的地位。蒙古人的軍隊在成吉思汗和他子孫的率領下，令整個地球從中國到波蘭和希臘為之天翻地覆，蘇丹全被擊潰，哈里發城破身亡，愷撒坐在寶座上膽戰心驚。勝利的帖木兒使得拜占庭帝國的毀滅延遲50年。最後，我已經注意到土耳其人的首次出現，他們用祖先的名字像是塞爾柱和奧斯曼來區分這個國家兩個相連續的王朝，都是在公元11世紀從西徐亞的曠野中出現。前者建立了一個強大和燦爛的王國，從阿姆河到安條克和尼斯，耶路撒冷的動亂和君士坦丁堡的危亡激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奧斯曼人從卑賤的根源迅速崛起，給基督教世界帶來懲罰和恐怖，穆罕默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並將其攻佔，他的勝利毀滅了羅馬帝國在東部的遺跡、形象和稱號。希臘人的宗教分裂與他們遭到萬劫不復的命運，以及後來西方世界的文藝復興都有莫大的關係。我必須從後世的拜占庭帝國的困境回到古代羅馬的廢墟之中，這個可敬的名字和有趣的題材，會在我辛勤工作所獲得的結論上面，投下一線可敬的光芒。


 二、赫拉克利烏斯王朝(641—717 A.D.)


 (一)赫拉克利烏斯(641 A.D.)、君士坦丁三世(641 A.D.)、赫拉克利納斯(641 A.D.)

赫拉克利烏斯皇帝懲罰了一名暴君以後登上寶座，他統治期間令人永難忘懷的事跡，就是對東部各行省完成了短暫的征服，接著很快失去，再也無法光復。他在第一任妻子優多西婭逝世後，違抗教長的要求也違反法律的規定，堅持要娶他的侄女瑪蒂娜為繼室。希臘人用迷信的神情注視上天的判決，帶來的結果是父親的疾病和子孫的畸形。但輿論對於非婚生子的看法足以轉移民眾的成見，同時也使他們失去敬畏之感。母愛很快激起瑪蒂娜的野心，也可能是來自後母的嫉妒。年邁的丈夫過於衰弱，對於她用夫婦之間的誘惑當成手段，根本就無法抗拒。他的長子君士坦丁很高興能在成年的時候獲得奧古斯都的頭銜，但是體質非常虛弱，需要一位同僚和監護人，雖然心中非常勉強也只得接受帝國的瓜分。元老院被召集到皇宮(公元638年7月1日)，批准或見證赫拉克利納斯的聯合執政。瑪蒂娜的兒子在教長的祈禱和祝福之下向皇冠行按手禮，對於皇帝和兩個兒子的統治，元老院議員和大公行禮如儀。大門打開時，士兵發出喧囂的歡呼，非常高興地表示贊同。過了5個月以後(公元639年1月)，在主座教堂和大競技場舉行盛大的典禮，這是拜占庭精神所在。這對皇家兄弟表現出友愛的姿態，年幼的弟弟靠在兄長的手臂上，瑪蒂娜的名字也混雜在人民的歡呼聲中出現，聽起來並不情願，也可能是有人花錢收買的托兒。赫拉克利烏斯在聯合執政以後又活了大約2年(公元641年2月11日)，最後的遺囑宣佈兩個兒子共同繼承東部帝國，要求他們承認寡後瑪蒂娜是他們的母親和統治者。

瑪蒂娜首次用皇家的稱號和尊榮的排場登上帝座(公元641年2月)，她為堅定而有禮的反對聲音所阻止，迷信的偏見所激起的氣息，點燃了自由即將熄滅的餘燼。有個市民大聲喊叫：

我們尊敬君主的母親，但是我們只對君主有服從的義務。年長的皇帝君士坦丁年紀已經能夠親政，而你身為女性受到自然的限制，無法勝任政事的辛勞。蠻族帶著敵對或友誼的意圖接近皇家的都城，難道你能與他們戰鬥或是接見答覆問題？羅馬從共和時代以來就把女性執政視為國家的羞辱，連波斯的奴隸都無法容忍而激起反叛的怒氣，願上天保佑讓我們避免這種事的發生。

瑪蒂娜非常氣憤，從寶座上走下來，在皇宮的婦女專用房間裡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君士坦丁三世在位不過103天，去世的年齡是30歲，雖然他的體弱多病，大家都心裡有數——認為他是被下毒而死的，殘酷的後母就是他橫死的主謀。瑪蒂娜當然會因他的逝世得到豐碩的收穫，國家的大權全部落到仍然健在的皇帝赫拉克利納斯手裡(公元641年5月25日)。赫拉克利烏斯的這個亂倫寡婦一直受到大家的憎恨，民眾抱著猜忌的心理注意事態的發展，君士坦丁留下的兩名孤兒，成為公眾關切的目標。有些事情無論怎麼做都是徒然無益，就像瑪蒂娜15歲的兒子，受到教導宣稱自己是兩位侄兒的監護人，其中有個侄兒洗禮時，他在旁觀禮。就算他在真十字架的神木前面發誓，說要維護他們的權力對抗所有的敵人，都是毫無用處的掩飾之辭。皇帝在臨終前指派他的一個親信，將東部的軍隊和行省武裝起來，以保衛他那毫無抵抗能力的子女。口才甚佳而又心胸開闊的瓦倫丁倒是不負所托，他從設在卡爾西頓的營地，嚴詞要求懲罰兇手，恢復合法的繼承權利。但是他麾下橫行的士兵在亞洲的葡萄園摘食葡萄、痛飲美酒，激怒了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市民們反對給國內帶來災禍的始作俑者。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圓頂產生的迴響，不是祈禱和聖歌的聲音，而是暴怒的群眾發出痛心疾首的喧囂和詛咒。

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之下，赫拉克利納斯帶來最年長的皇家孤兒君士坦斯二世一起露面，後者被當成羅馬皇帝接受大家的致敬，一頂從赫拉克利烏斯墓地取來的黃金皇冠，經過教長莊嚴的祝福以後加在他的頭上。但是在歡悅和義憤的騷動下，教堂受到亂民的洗劫，一大群猶太人和蠻族玷污神聖的內殿，「一志論者」皮洛斯是皇后的傀儡，在祭壇上宣洩不平的抗議以後，為了免得遭到狂熱的正統教徒報復就趕快溜走。元老院在獲得士兵和民眾的同意之後，暫時有實力來展開更為正式和血腥的工作。就像羅馬人具有的自由精神一樣，他們要運用古老和可怕的案例來審判暴君，瑪蒂娜母子以害死君士坦丁三世主謀的罪行遭到廢黜(公元641年9月)。但這些元老院的議員是非不分，對於無辜者和罪人同樣給予處罰，真是玷污主持正義的立場。瑪蒂娜和赫拉克利納斯被判傷殘之刑，前者割舌而後者劓鼻，接受殘酷的處置之後，在放逐和遺忘中終結餘生。希臘人要是能沉思往事，看到貴族政體竟然濫用權力，即使只有片刻的時間，也會對目前帝制下的奴役生活感到一絲慰藉。


 (二)君士坦斯二世(641—668 A.D.)

要是我們聽到12歲的君士坦斯二世在元老院的演講(公元641年9月)，就會覺得好像倒轉500年回到安東尼皇帝的時代。年輕的皇帝感謝元老院懲治殺父的兇手，他們一心要中斷先帝仁慈的統治，然後他繼續說道：

靠著上天的保佑以及諸位主持正義的敕令，瑪蒂娜和她那亂倫所生的後裔，從寶座上被拖下來。你們的尊嚴和智慧防止羅馬帝國墮落到無法無天的暴政之中，因此我誠摯請求各位為著共同的安全，要堅守身為議員和法官的職責。

元老院議員對於統治者尊敬的言辭和厚重的賞賜感到滿意，然而這些奴氣滿身的希臘人毫不重視自由的權利，也不值得獲得自由。在皇帝的內心深處，偏見的時代和專制的習性，很快將一時的經驗抹除得乾乾淨淨。皇帝始終保持著猜忌的畏懼之心，不願元老院和人民有一天侵犯到長子繼承權，於是將他的弟弟狄奧多西擁上處於平等地位的帝座。通過舉行按手禮的神聖儀式，赫拉克利烏斯的孫兒被剝奪了稱帝共治的資格。但這種褻瀆了教會聖事的儀式，還是不足以安撫暴君的疑慮。輔祭狄奧多西的死亡只能歸罪於他的皇室出身，人民的詛咒為他的被謀殺進行報復，身為皇帝的兇手在權勢到達頂點後被逐出都城，從此自由自在地過永久的流亡生活。

君士坦斯二世乘船前往希臘，聽說他在皇家的旗艦上面，對著土生土長城市的城牆吐口水，如果他的意思是要反駁民眾對他的厭惡，他活該被民眾厭惡。他在雅典度過一個冬季以後，航向意大利的他林敦，接著訪問羅馬，用可恥和褻瀆的搶劫結束耗時甚長的朝聖活動，然後在敘拉古定居下來。但就算君士坦斯逃得開人民，也無法逃開自己，良心的譴責使他產生幻影並在糾纏著他，不論在海上還是陸地，也不管是白天夜晚，總是看到狄奧多西將一杯血送到他的唇邊，好像是在說：「喝吧!哥哥!喝下去吧!」過去他從輔祭的手裡接下盛著基督寶血的神秘之杯，這種明確的象徵更加重了他的負罪感。君士坦斯為自己也為人類所厭惡，內部或是主教的謀叛事件使他喪命在西西里的首府。一名僕人在浴室裡服侍他，趁著向他的頭頂澆熱水時，用水瓶重擊他的腦袋。他倒下來不省人事，浸在水裡窒息而亡。他的隨從奇怪他怎麼這麼久還不出來，進去查看，無動於衷地看著皇帝已成為一具無生命的屍體。西西里的軍隊將紫袍授予寂寂無名的青年，這位年輕人長得極為英俊瀟灑，當代的畫家和雕塑家沒有能力描繪，他們的藝術已經沒落，新皇帝的俊美很容易超越他們的能力。


 (三)君士坦丁四世波戈納圖斯(668—685 A.D.)

君士坦斯二世的3個兒子都留在君士坦丁堡，長子在幼年時期已經被授予紫袍，流亡西西里的父親召喚他們前去陪伴。這些最尊貴的人質被希臘人攔阻下來，義正詞嚴地告知他們已是繼承國家的後裔。君士坦斯二世被謀殺的信息，幾乎以超自然的速度從敘拉古傳到君士坦丁堡。身為長子的君士坦丁四世繼承帝座，沒有像他父親那樣受到民眾的痛恨。他的臣民表現出熱忱和迅速的行動，要到西西里去懲罰僭越的罪犯，竟敢篡奪元老院和人民的權力。年輕的皇帝率領實力強大的艦隊從赫勒斯滂海峽出航，羅馬和迦太基的軍團在敘拉古的港口加入他的陣營，輕易地擊敗了西西里的僭主，並將英俊的頭顱掛在大競技場。然而我無法讚許一位君王的仁慈之舉，在一大群受害者之中，有位德行卓越的大公被處死，他的兒子哀歎不已，因而受到閹割，在手術以後倖存於世。這種不道德的殘酷行為，之所以能讓人記憶深刻，是因為日耳曼努斯後來被擢升到教長和聖徒的位階。在用這麼多人的血來奠酹他父親的墳墓之後，君士坦丁四世回到首都，從西西里返家期間，他的鬍鬚長得很長，於是以耳熟能詳的綽號「波戈納圖斯」傳遍整個希臘世界。

他的統治就像前一位皇帝那樣，因手足鬩牆而遺臭萬年。兩個弟弟赫拉克利烏斯和提比略都接受了奧古斯都的頭銜，但頂著虛名留在孤獨的皇宮，繼續過著苦悶的生活，毫無實權。在他們的暗中煽動和教唆之下，安納托利亞軍區和行省的軍隊從亞洲迫近城市，要求皇家的弟兄分割或運用他們的統治權，這時有一個神學的爭論也支持叛軍所提出的主張。他們是基督徒，是正統的天主教徒，虔誠接受神聖和完整的「三位一體論」教義，要是天國有三個同等的神格，世間有三位平等的人君是理所當然之事。皇帝為了建立與教會之間友善的關係，邀請這些學問淵博的神學家參加會議，否則他們會在元老院提出這個建議。這些神學家服從召集的命令參加鴻門宴，以為他們的屍體會被懸吊在加拉塔郊區的絞台上面，因此同意君士坦丁單獨統治。他原諒兩位弟弟，公開宣佈賜予他們與其相等的權力，引起公眾的歡呼。但是後來卻一再出現或是擔憂出現類似的犯罪行動，皇帝顧慮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後果，於是當著到君士坦丁堡參加第六次大公會議正統主教的面，剝奪了這兩位令人討厭的君王的頭銜，割去了他們的鼻子。波戈納圖斯在臨終時，唯一讓他憂慮的事是長子繼承權的制度，他有兩個兒子查士丁尼和赫拉克利烏斯，就把他們的繼承權奉獻給聖彼得的祭壇，作為他們被教皇收養的象徵，然而只有長子單獨被擢升到奧古斯都的位階，等於是保證他擁有整個帝國。


 (四)查士丁尼二世(685—711 A.D.)、利奧提烏斯(695—698 A.D.)、提比略三世(698—705 A.D.)

查士丁尼二世在他的父親君士坦丁四世逝世後，單獨繼承了整個羅馬世界(公元685年9月)。他那幼稚的惡行使意氣風發的立法者名字受到玷污，他在建築物方面的極度奢侈和浪費，是他與同名人物唯一類似之處。他的情感非常強烈但是欠缺理解的能力，經常沉醉在愚蠢的自負之中，以為他的出身賜給他指揮百萬人的權力，然而就是最小的社區也不會選他擔任地方的官吏。他所寵愛的大臣一個是宦官而另一個是僧侶，這兩個傢伙根本無法感受到人類的同情心：前者負責管理皇宮，竟然敢用皮鞭來糾正皇帝生母的錯誤；後者主管財務，把無力繳納貢金的人頭朝下倒吊起來，下面用冒煙的小火來烤。自從康茂德和卡拉卡拉時代以來，羅馬君王通常因為恐懼而變得殘酷，但是查士丁尼二世卻為所欲為，以臣民的受苦為樂，也不畏懼他們的報復，這段時間長達10年之久，一直到他的惡貫滿盈使大家無法忍受。

利奧提烏斯是位赫赫有名的將領，有3年多的時間在黑暗的地牢裡呻吟，同時服刑的還有幾位出身高貴和功勳卓越的大公。他突然被帶出去授予治理希臘的任命，這種擢升受到冤屈的人，顯示君王並非出於信任而是極端的藐視。當一位仁慈的官員也是他的朋友追隨他前往港口時，利奧提烏斯不禁歎息著說，他將要成為受害者，不過要使他的犧牲受到敬重而已，無法逃避的死神將追逐著他的腳步。他的朋友大膽地回答，迫於情勢只有放手一搏，大膽的決定可能得到榮譽和帝國作為報酬，每個階層的人員都憎恨惡魔的統治，20萬名愛國志士的雙手都在期待一位領導者下命令。他們選擇夜晚進行釋囚的工作，陰謀分子第一件重要的行動是殺死郡守，然後強行打開監獄。利奧提烏斯派出秘密工作人員到每條街道去喊叫：「基督徒!趕快到聖索菲亞大教堂!」教長也及時引用《聖經》的文句：「這是主的日子!」作為一場煽動講道的序言，群眾又從教堂轉移到大競技場。查士丁尼二世在眾叛親離的狀況下，被拖到喧囂吵鬧的審判官面前，大家七嘴八舌地要求立即處死暴君。

但是利奧提烏斯已經穿上紫袍登基，用憐憫的眼光看著趴伏在地上的可憐蟲，那是他恩主的兒子，也是很多位皇帝的後裔。結果查士丁尼二世保住性命，被判處割去鼻子也可能還有舌頭，然而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腳並沒有徹底執行判決。我們很驚喜地看到希臘語強大的適應性，人們把「裡諾特梅圖斯」
[3]

 這個名字加在他的身上，毀容的暴君被放逐到克裡姆韃靼地方的切森尼，這是一個被隔離的墾殖區，穀類、酒和食油都像外國的奢侈品般全靠輸入。

查士丁尼二世身處西徐亞曠野的一個角落，仍舊自負於家世出身，心中懷抱復位的希望。過了3年的流放生活之後，他接到令人愉悅的信息，發生的第二次革命為他受到的傷害復仇了。叛徒阿普西瑪僭用提比略廣受尊敬的名字，輪到利奧提烏斯被廢下台，同樣受到傷殘之刑。然而嫡系繼承的權利要求仍然使平民篡奪者感到畏懼。切森尼人看到，暴君的惡行在放逐的生活中故態復萌，他們的怨言和指控刺激阿普西瑪產生猜疑之心。查士丁尼二世帶著一幫依附於他的追隨者，這些人不是基於未來的希望就是早已陷入絕望之境，從充滿敵意的海岸逃到科扎爾斯人以旗為名的領地。這些遊牧民族將帳幕紮在塔內斯河與玻裡斯提尼斯河之間的地區，汗王對查士丁尼二世這個皇家的懇求者懷著同情和尊敬的心理。法納戈尼亞一度是富裕的城市，位於梅奧蒂斯湖亞洲這邊的湖岸，被指定作為他居留的地點。

每個羅馬人對於他與這個蠻族的姐妹結婚，只有盡量抑制內心的成見，不過從她的名字叫作狄奧多拉看來，可能已經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君士坦丁堡的黃金很快讓不講信義的科扎爾斯人受到誘惑，要不是狄奧多拉的夫妻之愛洩露了這個企圖，她的丈夫的命運不是被暗殺就是被出賣給勢力強大的敵人。查士丁尼二世親手勒死汗王的兩名密使之後，將妻子送還給她的哥哥，乘船在黑海尋找更守信義的新盟友。他的船隻受到猛烈風暴的侵襲，一名信仰虔誠的同伴勸他懺悔，要使自己的行為值得上帝的憐憫，應該立下誓言：如果能夠復位，願意大赦天下。這個凶狠的暴君回答道：「大赦天下？要是我同意饒過任何一個仇人，還不如現在就死掉算了，情願讓萬能的上帝把我吞沒在波濤之中。」

查士丁尼二世雖然懷著邪惡的念頭，但還是沒有遭到上天的遺棄而保住了性命，很安全地駛入多瑙河口，相信會在保加利亞人的皇家村莊找到棲身之處。他用女兒和平分帝國財富為代價，收買到一位信奉異教的征服者特貝利斯的協助。保加利亞王國一直延伸到色雷斯的邊界，兩位君王率領1.5萬名騎兵部隊圍攻君士坦丁堡。阿普西瑪對於這個對頭突然前來挑釁感到驚懼萬分，因為科扎爾斯人答應送上查士丁尼二世的頭顱，阿普西瑪卻對他的逃匿一無所知。經過10年(695—705 A.D.)的背井離鄉，查士丁尼二世的罪惡在人們的記憶中變得模糊不清，世襲君王的高貴門第和不幸景況引起大眾的惋惜，何況他們對於統治的權威心懷不滿。經過他的追隨者的積極運作和辛勤奮鬥，他在眾人的引導之下進入君士坦丁的城市和皇宮。

查士丁尼二世獎賞他的盟友並且召回自己的妻室，這樣看來他不僅重視榮譽也知恩圖報。特貝利斯撤離時帶著搜刮到的成堆金幣，高度可以用西徐亞人的馬鞭去量。但就宗教信仰的觀點而論，從來沒有一個報復的誓言被如此徹底地履行，也就是他在黑海的狂風暴雨中立下的重誓。兩名篡奪者被拖到橢圓形大競技場，我必須就征服者的立場稱他們為僭主，一名從監獄裡被押過來，另一名來自皇宮。在執行死刑之前，利奧提烏斯和阿普西瑪鐵鏈綁身趴伏在皇帝寶座的前面，查士丁尼二世用腳踩在他們的頸項上面，看了大約1個鐘頭的賽車。這時那些善變的民眾在大聲喊叫著《詩篇》裡的話：「他踐踏毒蛇猛獸，也把獅子和惡龍踩在腳下。」他經歷過人生的苦難艱辛，內心難免要激起與卡利古拉同樣的想法：所有的羅馬人民要是只有一個腦袋的話，那豈不是太好了!然而我敢如此表示，這種願望與天才橫溢的暴君並不相稱，只要一刀砍下仇敵的頭顱，報復和殘忍就會自然消失；查士丁尼二世卻不一樣，為了發洩內心的怒氣，用各種酷刑去慢慢折磨那些受害人。他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不論是私人的德性還是公眾的服務都無法彌補他所犯的罪行，即使服從未被篡奪之前的政府，也不見得可以逃脫迫害的魔手。

在他重新開始統治的6年期間(705—711 A.D.)，斬首的斧頭、處絞的繩索和酷刑的拷架，被視為皇室最有效的工具。他最難以忘懷的仇恨還是針對切森尼人，這些蠻族羞辱他的流放生活，違背待客之道，但地處遙遠的邊陲為他們提供了防禦的條件，至少易於逃避他的報復。沉重的稅收強加在君士坦丁堡居民的身上，用來整備和供應一支艦隊和軍隊。查士丁尼二世的命令是：「全部都是罪犯，務必斬草除根。」就把這個草菅人命的血腥任務交付給寵信的斯蒂芬，這個人以「野蠻人」的綽號而受到重用。然而就是野蠻的斯蒂芬也無法完成統治者的意願，緩慢的攻擊行動使大部分的居民都退到鄉野地區，復仇的使者所能滿足之處，就是擄獲一些年輕男女成為奴隸，將7個德高望重的市民活活用火燒死，將20個市民投入海裡淹斃，把42個俘虜用鐵鏈綁著送回去，讓皇帝親口宣判他們的死罪。在回程中，艦隊繼續航向安納托利亞岩石的海岸，查士丁尼二世讚許黑海的風平浪靜，這裡以往曾有數以千計的臣民和敵人發生船難事件。

然而暴君嗜血如命，毫無滿足之日，第二次遠征行動奉命攻佔已被剝奪法律保障的殖民地，滅絕所有僅存的人。經過一段短暫的時期，切森尼人又回到他們的城市，準備作戰，不惜與鄉土共存亡。對於受人厭惡的弟兄查士丁尼二世，科爾扎斯汗王拒絕參加他的陣營。每個行省的流亡人員全部在陶裡斯集結，巴爾達尼斯以菲利普庫斯的名義另行稱帝。查士丁尼二世的報復工作沒完沒了，皇家軍隊沒有意願也無能為力，為了逃避他的不悅只有棄絕效忠宣誓。艦隊聽命於新統治者的指揮，採取更為順利的航程駛回錫諾普和君士坦丁堡的海港，眾口喧騰十手所指都要滅此獠賊。查士丁尼二世既沒有朋友又為蠻族衛隊所遺棄，刺客致命的一擊受到讚許，被認為是愛國的行動和羅馬人的美德。他的兒子在教堂尋求庇護，年邁的祖母親自看守大門，無辜的年輕人在他的頸子上懸掛著最令人敬畏的聖徒遺物，一手抱著祭壇，另一手拿著真十字架的神木。但怒火沖天的民眾竟敢無視對迷信的敬畏，也充耳不聞令人鼻酸的哭聲，赫拉克利烏斯家族統治100年後終於全部滅絕。


 (五)巴爾達尼斯(711—713 A.D.)、阿納斯塔修斯二世(713—716 A.D.)、狄奧多西三世(716—717 A.D.)

從赫拉克利烏斯王朝的滅亡到伊索裡亞王朝的興起，在6年的短暫時期內出現了3個朝代。巴爾達尼斯或稱為菲利普庫斯，從暴君查士丁尼二世手裡解救了國家，被當成英雄，在君士坦丁堡受到大家的歡呼(公元711年12月)，早期感受到誠摯和普遍的歡樂，他還能享有一段時期的幸福。查士丁尼二世留下了大量錢財，是暴虐和掠奪所獲得的成果，但可以產生莫大用途的資金被後繼者任意揮霍和浪費。菲利普庫斯舉辦自己的生日慶典，在橢圓形競技場用表演節目招徠群眾，排列的隊伍包括1000面旌旗和1000支號角，從那裡開始通過城內的街道，護送他到宙克西普斯浴場去恢復神志的清醒，然後再回到皇宮用奢華的宴會招待地位高貴的人士，正午時分他返回自己的寢宮，陶醉在奉承和飲酒的歡樂之中。他完全忘記了這樣的行為是最壞的榜樣，刺激每個臣民產生難以扼制的野心，每個有野心的臣民都是躲在暗中的敵人。有些膽大包天的陰謀分子趁著節慶的混亂起事，在他能感覺到危險之前，昏睡的國君受到奇襲被敵人制服，刺瞎眼睛後被趕下帝位。然而這些叛賊也沒有獲得好處，元老院和人民發出自由的呼聲，阿爾泰米烏斯從御前大臣的職位被擁立為皇帝，獲得的稱號是阿納斯塔修斯二世(公元713年6月4日)。在他短暫而多難的統治期間，他展現出和平與戰爭的德行。然而皇家的世系滅絕以後，服從的原則遭到人為的侵犯，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會散佈新的革命種子。

艦隊發生一次叛變事件，有位名不見經傳而又首鼠兩端的稅務官員，被迫接受紫袍登基稱帝。經過幾個月的海上戰爭之後，阿納斯塔修斯二世捨棄了他的權杖。但是迫使阿納斯塔修斯二世下台的征服者狄奧多西三世(公元716年1月)最後還是屈從於權勢日隆的利奧——這位東部軍隊的將領和皇帝。利奧的兩位前任君主獲得允許可以接受教會的神職，無法安於現況的阿納斯塔修斯二世還想循前例東山再起，結果因叛亂事件而喪命。狄奧多西三世的後半生享有尊榮和安全，在他的墓碑上刻著最顯赫的字眼「壽終正寢」，表現出哲學或宗教的信心和誠意，這種奇跡所產生的名聲，長期以來保存在以弗所民眾的內心深處。教堂成為極為方便的庇護所，有時會灌輸仁慈和博愛的經驗，但是其功能也會受到質疑，因為就公眾的利益而言，受到教堂庇護固然可以減少野心未遂所要面臨的危險，然而也會增加社會陷入混亂的誘因。


 三、伊索裡亞王朝(717—820 A.D.)


 (一)伊索裡亞人利奧三世(717—741 A.D.)

我已經詳敘了一個暴君的敗亡，應該略為介紹這個新王朝的始祖，他為後代子孫所深知的事就是不斷受到仇敵的抨擊。這位新王朝的創立者前後幾代的公私生活都涉及教會歷史指責的「聖像破壞者」，然而只要不理會迷信的叫囂，其實就伊索裡亞的利奧三世(公元717年3月25日)而言，他的性格還是會讓人產生好感，或許是因為他清寒的身世和持續的統治。

其一，在一個充滿男子氣概的時代，期望成為君王會激起每個人心中的熱情與活力，從而出現一大群競爭者，想要滿足君臨天下的慾望。甚至就是現代希臘人的墮落腐化和積弱不振，一個平民要從最低階層擢升到社會的頂點，必定具有某些資格才能超越群眾的水平。他對深奧的學問不是無知就是藐視，在追求機運的過程中，可能完全拋棄對善行和公正所應負的義務。我們認為利奧三世在性格上最大的長處可能是審慎和堅毅、洞察世事和人性，是善於運用手腕和計謀的高手，重要的技巧在於獲得眾人的信任，指導大家發揮最大的熱情。一般人都認為他是伊索裡亞的土著，原來的名字叫科農。有些作家那種笨拙的諷刺手法真是對他的讚美，說他是一個到處走動的小販，趕著一匹驢子到鄉村的市集去賺取蠅頭小利，接著他們用非常愚蠢的描述方式，提到利奧三世在路上遇見猶太算命人，看他相貌會成為羅馬皇帝，成功的條件是要廢止偶像崇拜。另一份更可信的資料提到他的父親從小亞細亞搬遷到色雷斯，從事畜牧這個賺錢的行業，必定累積相當不錯的家當，向皇家的營地供應500隻羊，獲得機會推薦他的兒子到軍隊去服務。利奧三世最早的工作是擔任查士丁尼二世的衛士，很快引起暴君的注意，暴君難免也會對他的能力產生猜忌之心。他在對科爾克斯人的戰爭中，憑著作戰的英勇和用兵的才華出人頭地，後來從阿納斯塔修斯二世的手裡接掌駐安納托利亞各軍團的指揮權，在士兵的擁戴之下獲得整個帝國，得到羅馬世界同聲的讚譽。

其二，在這種極其危險的擢升過程中，利奧三世全力應付競爭對手的羨慕和嫉妒，消除勢力強大黨派的不滿，抵擋國外和國內敵人的攻擊。正統基督教會雖然指責他的宗教改革，但只能公開聲明他的態度很冷靜而且處理很堅定，對於他的施政智慧和純潔言行，還是保持沉默而又尊敬的態度。統治24年以後，他很平靜地逝世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中，獲得的天下能用世襲的權利傳承到第三代的子孫。


 (二)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羅尼穆斯(741—775 A.D.)

君士坦丁五世別號科普羅尼穆斯，是利奧三世的兒子和繼承人(公元741年6月18日)，在位期間長達34年，帶著過於魯莽的狂熱打擊教會的圖像或偶像崇拜。信徒已經吃盡苦頭，將科普羅尼穆斯描述成帶有斑點的豹、偽基督徒、撒旦的種子變成的飛龍，這個傢伙的邪惡超過埃拉伽巴路斯和尼祿。他的統治是一場漫長的屠殺，不管這些對象是帝國裡最尊貴的人、最聖潔的人還是最無辜的人。皇帝親自對受害人施以極刑，測試他們能忍受多大的痛苦，聽取他們呻吟和哭號的聲音，縱情於血腥的慾念而毫無厭倦之時。他很高興接受一盤割下來的鼻子當作奉獻的禮物，奴僕和家臣經常被他鞭笞，施以劓刑甚或切斷四肢或剜去雙目。他的綽號來自他褻瀆受洗的聖水和金盆，幼年的行為可以原諒，但是科普羅尼穆斯在成人以後，浪蕩的享樂使他淪落到禽獸不如的地步，為了滿足性慾根本無視於性別和物類，喜愛的對象不僅違反自然而且觸怒人類的本能。在他的宗教信仰之中，「聖像破壞者」不是他，而是那些異端：猶太人、伊斯蘭信徒、異教徒、無神論者。他對無形的權力的信仰可以從巫術的儀式、活人的犧牲、黑夜的獻祭，以及禮拜古代的維納斯和惡魔中被發現。他的一生為最受世人反對的惡行所玷污，使得身上長滿潰瘍，如同地獄的酷刑要讓他在死前受盡折磨。

對於這些指控之辭我已耐心一一列舉，有些內容實在荒謬到難以置信。記錄君主平生事跡的私人秘聞逸事，由於舉證困難使謊言更容易成立。我們無須採用無益的格言和諺語，說是無風不起浪，但我還是認為君士坦丁五世的確是放蕩殘酷的君主。中傷的譭謗之辭比起虛構的內容更易於誇大事實，俗語說謠言止於智者，我們還是要靠著時代和國情的經驗，對於流傳的不經訴求加以適當的遏制。提到那些在他的統治之下的主教、僧侶、將領和官員所受到的痛苦，人數都有記錄，姓名都很顯赫，當眾公開行刑，帶來可見和永久的傷殘。正統基督徒痛恨科普羅尼穆斯本人和他治理的政府，即使他們表示出極端憎惡，也不過證明他們受到壓迫。他們盡量隱藏內心的情緒以避免觸怒暴君，使他沒有借口或理由施展殘酷的行為，但是這些外在的刺激會逐漸引燃他的憤恨，使他硬下心腸濫用專制的統治。

然而像君士坦丁五世這樣的人物並不是毫無功績可言的，也不是說他的治理僅僅受到希臘人的咒罵或藐視，我從他的敵人公開的聲明中可以得知：他曾經修復了一條古代的供水渠道，贖回2500名戰俘，整個帝國就那個時代來說非常富足，遷移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各城市的多餘人口成立新的殖民地。他們用勉強的態度稱許他積極和勇敢，親自騎在馬上帶領軍團進入戰場，雖然他的軍隊運道時好時壞，但是在幼發拉底河和多瑙河進行國內以及與蠻族的戰爭時，無論在海上還是陸地，他始終能獲得勝利。異端邪說的稱譽必須放在天平上，以抵消正統教派全力的抨擊，「聖像破壞者」的教派尊敬君主的德行，在他去世40年後，他們仍舊在聖徒的墓前祈禱。不知是出於想像還是謊言，流傳著一種奇跡的幻影：基督徒的英雄騎著一匹乳白色的駿馬，揮舞長矛衝向保加利亞的異教徒。正統教會的歷史學家說道：「這個傳說實在荒謬，科普羅尼穆斯與惡魔都用鐵鏈綁住，留在地獄的深淵裡受罪。」


 (三)利奧四世(775—780 A.D.)

利奧四世(公元775年9月14日)是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羅尼穆斯的兒子和君士坦丁六世的父親，無論在生理還是心理方面都已經虛弱不堪，在位期間最關心的事項是決定繼承的人選。臣民過分多事的熱烈情緒，促使他同意年輕的君士坦丁參與聯合執政，皇帝也知道自己無法振作，經過審慎的考量以後，順從大家異口同聲的要求。皇家的幼小繼承人在5歲時和他的母親艾琳一起加冕，這獲得了全民的認同和批准，從每個地方的張燈結綵和隆重慶祝可以得知，不僅使希臘人的兩眼為之迷眩，也使良知受到蒙蔽。政府各階層的效忠宣誓分別在皇宮、教堂和大競技場舉行。他們向上帝的兒子和母親神聖的名字提出懇求：「啊!基督!請您做見證!我們要照顧利奧的兒子君士坦丁的安全，奉獻我們的性命為他服務，忠誠擁護他本人和他的子孫。」大家在真十字架的神木前面立誓要忠心耿耿，所有的書面保證都存放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祭壇上面。

但是首先發誓的人卻最早違反誓言，那就是科普羅尼穆斯第二次婚姻的5個兒子，這些王子的故事非常奇特而且慘不忍睹。長子繼承權使他們喪失接位的可能，不守信義的長兄利奧四世騙走他們200萬鎊的遺產，虛有其名的頭銜不足以補償失去的財產和權力，因此他們一再運用陰謀的手段對付他們的侄兒君士坦丁六世，這在利奧四世逝世前就已進行。他們第一次的企圖得到原諒，第二次的犯行經過宣判以後，被派到教會去修行並再也不得過問世事。等到發生第三次謀逆事件，年長的尼西弗魯斯罪大惡極，被剜去雙眼，他的4個弟弟克裡斯多弗、尼西塔斯、安特梅烏斯和優多薩克斯(被割去舌頭。經過5年的監禁，他們逃到聖索菲亞大教堂，向民眾展示出悲慘的景象。尼西弗魯斯為他和4個啞巴弟弟哭訴道：

各位老鄉和教友，如果我們在這樣可憐的狀況下，你們還能認清我們的面貌，那麼請仔細看看先帝的幾位兒子。敵人帶著惡意總算饒了我們的性命，留下這些殘缺不全的肉體。目前我們的生命又受到威脅，現在只有靠各位大發慈悲了。

要不是有一位大臣出面加以阻止，不滿之聲逐漸升高就會釀成一場革命。他拿奉承和希望的言辭安撫不幸的王孫，用溫和的態度帶著他們從聖所回到皇宮。他們很快乘船前往流放之地——雅典，在這種處於毫無希望的載送過程中，尼西弗魯斯和他的弟弟因為渴望權力而備受折磨，後來被一位斯拉夫尼亞酋長勾引，他提出要打破監獄，帶領他們得到軍隊的支持，稱帝以後向君士坦丁堡進軍。不過雅典的人民贊同艾琳的正義行動，同時也要防止她的殘酷報復，何況人民對她恢復聖像充滿狂熱之情，這樣一來，科普羅尼穆斯的5個兒子得不到任何支持，陷入黑暗的絕境永世不得超生。


 (四)君士坦丁六世(780—797 A.D.)與艾琳(780—802 A.D.)

君士坦丁五世娶了一個蠻族的妻子，她是科爾扎斯汗王的女兒，但是對於他的繼承人的婚姻，他的選擇是17歲的雅典處女而且還是孤兒的艾琳，她唯一的嫁妝是出眾的教養和才學。利奧四世和艾琳的婚禮用皇家的排場大事慶祝，身體衰弱的丈夫對她極為寵愛，事事都言聽計從。他在遺囑中封她為女皇(公元780年9月8日)，她成為羅馬世界的攝政和君士坦丁六世的監護人，他們的兒子當時的年齡不過10歲。在皇帝的幼年時期，艾琳對於國事日夜不懈而且卓然有成，可說是稱職的母親。她的宗教熱忱在於恢復聖像崇拜，獲得聖徒的稱號和榮名，一直到現在還在希臘人的教會時歷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等到皇帝已臻成熟的年紀，他便難以忍受母愛的管束，聽從同年齡的寵臣所提的意見，這些人已分享他的歡樂，卻還懷著野心想要分享他的權力。他們稱讚他的能力，舉出各種理由說服他有統治的權力。艾琳為國家服務所得到的報酬，將是永久被放逐到西西里島，有關這方面的處理獲得皇帝的同意。但她的警覺和洞察力很容易地瓦解了草率的計劃，嚴厲的處罰報復落在有關人員的身上，艾琳對於不知感恩的君王，像對小孩那樣施予無情的鞭打。經過這次衝突以後，母親和兒子各自領導著國內的兩個黨派，母親已無法發揮溫馨感人的愛心，兒子再也不會自動自發地順從，她手裡的鏈條上面綁著一個俘虜和敵人。

女皇因濫用勝利的權力遭到被推翻的命運。她堅持臣民的忠誠宣誓只適用於她一個人，也引起很多不滿的聲音。亞美尼亞衛隊很大膽地加以拒絕，同時公開澄清，君士坦丁六世才是羅馬人合法的皇帝。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登上世襲的帝座，艾琳被罷黜，過著孤獨和安靜的生活。唯有掩飾的手段才能壓下傲慢的銳氣，她用言辭去讚譽主教和宦官，使君王恢復孝心和親情，在獲得信任以後背叛他的托付。君士坦丁六世的為人並不缺乏見識和勇氣，但是他的教育從小受到疏忽，他那野心勃勃的母親刻意培養他的罪惡，所有的行為都是她讓人在暗中唆使，好讓她在公眾面前加以譴責。而且他的離婚和第二次婚姻觸怒了教士，他過於輕率地要求士兵嚴守紀律，使亞美尼亞衛隊喪失了追隨之心。勢力強大的陰謀活動要使艾琳復位，這件秘密雖然知道的人很多，但還是忠實地保密了長達8個月之久，直到皇帝懷疑自己面臨危險的境地，決定離開君士坦丁堡，企圖訴諸行省和軍隊的反擊。

皇帝倉促地逃走，留下女皇處於萬丈懸崖的邊緣，然而在艾琳懇求兒子饒恕之前，她送出私函給那些經過她拔擢的朋友，威脅他們要趕快動手，否則她就把謀逆的事全盤托出。畏懼使他們採取勇敢的行動，在亞洲的海岸捉到皇帝，然後轉送到皇宮內用斑岩建造的房間中，到那裡以後他才明瞭真相。在艾琳的思想之中，野心已經扼殺了所有人性和天生的感情，她在血腥的會議上發出敕令，使君士坦丁六世失去登上寶座的資格(公元792年8月19日)。她派出特務襲擊了睡夢中的皇帝，為了執行不共戴天的判決，用極為殘暴的手段拔出佩刀挖去他的眼睛。狄奧菲尼斯有一段言辭很曖昧的文章，要讓教會的編年史家相信，野蠻的行刑之後，死亡是必然的結果。巴羅尼烏斯極其權威的作品，使得正統教徒受到欺騙或是情緒得以緩和。新教徒的宗教狂熱迴響著紅衣主教的說辭，渴望有利於聖像的女贊助人。然而艾琳瞎了眼的兒子又活了很多年，被宮廷所欺侮也被世人所遺忘。伊索裡亞王朝在無聲無息之中滅絕，只有他的女兒優菲洛西妮和皇帝米凱爾二世的婚禮，讓人還記得君士坦丁六世的事跡。

就是信仰最為盲目的正統基督徒也要咒罵毫無人性的母親，在歷史上很難找到類似的罪惡。針對艾琳殘害骨肉的行為，流傳著一種迷信的說法，說是引起了17天的天昏地暗，很多船隻在中午就會偏離航道，太陽這個巨大而又遙遠的火球，彷彿對於圍繞的行星產生憐憫之情。就在這個大千世界，艾琳的罪行5年之內不會受到懲罰，她的統治從外表看來真是繁花似錦，對於人們的譴責充耳不聞也置之不理。羅馬世界躬身從命於女性的統治，她通過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四匹乳白色駿馬的韁繩抓在4位大公的手裡，他們步行在女皇金色馬車的前面。她將大公的頭銜賜給很多宦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暗中忘恩負義的行為，引起了公眾的憤恨和輕視。他們在獲得擢升和致富以後，受到信任躍升到帝國最高的位階，非常卑鄙地陰謀反對他們的恩主。財務大臣尼西弗魯斯在私下稱帝成為她的繼承人，被引導進入皇宮，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被收買的教長加冕(公元802年10月31日)。在他們第一次的晤談中，她用莊嚴的態度簡述她一生的興衰起伏，很委婉地指責尼西弗魯斯的不忠不義，並且暗示她對他有不殺之恩，現在她願意放棄帝座和財富，唯一的請求是合於適當禮儀和榮譽的退位。他的貪婪和吝嗇拒絕給予應有的補償，在被放逐到萊斯沃斯島以後，女皇淪落到要靠紡紗織布賺取生活所需。


 (五)尼西弗魯斯一世(802—811 A.D.)、斯陶拉修斯(811 A.D.)、米凱爾一世朗加比(811—813 A.D.)

毫無疑問有很多暴君在統治期間，比起尼西弗魯斯犯下更多的罪行，但是很少像他那樣引起人民公憤。他的個性沾染著偽善、負恩和貪婪這三種最可憎的惡行，所有的缺失沒有任何方面的才能可以彌補，更沒有出眾的資格支持才能的不足。尼西弗魯斯在戰爭中不知佈陣用兵而且運道乖戾，被薩拉森人擊敗，後來為保加利亞人所殺。就公眾的看法，他的逝世帶來的利益可以抵消羅馬軍隊的毀滅而有餘。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斯陶拉修斯(公元811年7月25日)帶著重傷離開戰場，雖然斯陶拉修斯當眾宣告，要避免重蹈他父親的覆轍，然而他只多活了6個月，這段時間倒是已經足夠用來斥責先帝的不當之處。在他即將死亡時，皇宮總管是他姐妹普羅科皮婭的丈夫米凱爾，受到皇宮和城市所有人員的擁護，只有她那嫉妒的兄弟並不認為如此。緊緊抓住的權杖眼看著要從手裡失去，使他產生了謀害繼承人之心，同時懷著理想要將羅馬帝國改變為民主政體，但是這種過於草率的計劃，只能激起民眾熾熱的情緒，也使候選人無所顧忌。

米凱爾一世朗加比提前登基(公元811年10月2日)，尼西弗魯斯的兒子在長眠之前，還得懇求新的統治者原諒他的過失。要是米凱爾一世在和平的時代登上世襲的寶座，可以像慈父那樣進行統治，去世時受到稱頌和哀悼。然而他溫和有禮的個性只可以過與世無爭的生活，沒有能力去控制那些競爭者的野心，也無法抵禦保加利亞人勝利的軍隊。他缺乏用兵的才幹和獲勝的希望，被士兵輕視，然而他的妻子普羅科皮婭有男子漢的魄力，倒使大家感到氣憤不已。甚至就是公元9世紀時的希臘人也為女性的傲慢態度所激怒，她站在旗幟的前面，竟敢命令部隊嚴守紀律準備迎戰，要和戰士的英勇行為一比高下，這時大家不受約束發出喧囂的喊叫，奉勸這位新出頭的塞米拉米斯皇后要尊重羅馬營地的嚴肅軍風。經過一場沒有獲得勝利的戰役之後，皇帝離開色雷斯的冬營，讓一支心懷不滿的軍隊落在敵人的控制之下，他們鼓動如簧之舌說服士兵要打倒宦官的操縱，強迫普羅科皮婭的丈夫退位，確保軍隊選舉皇帝的權利。

他們向著首都進軍，然而教士、元老院和君士坦丁堡的民眾，全都擁護米凱爾一世的正統立場。亞洲的軍隊和財富雖然足以延緩內戰的災難，但是他基於悲天憫人(就野心分子的看法，這只不過顯示出他的軟弱無能)的心情鄭重宣佈，不應該為了爭奪帝座而犧牲任何一位基督徒，於是他派出使臣將城市和皇宮的鑰匙交給征服者。他的清白無辜和情願順服使全市解除武裝，生命獲得寬恕也能保全眼睛沒有被剜，在遜位並與妻子分離以後，這位皇家的僧侶在宗教的環境裡安享了32年寧靜的歲月。


 (六)亞美尼亞人利奧五世(813—820 A.D.)

尼西弗魯斯一世在位時，名聲響亮而又時運乖戾的叛徒巴爾達尼斯有一次出於好奇，請教一位亞洲的先知，先知在預言他將失利敗亡以後，提到他手下3位主要軍官的命運，他們是亞美尼亞人利奧、弗裡吉亞人米凱爾和卡帕多細亞人托馬斯，說是前兩位接續統治帝國，第三位的事業完全落空。這些預言為發生的事件所證實，可能是已經有了這些事件才產生預言。過了10年以後，色雷斯的軍營反對普羅科皮婭的丈夫米凱爾一世，皇冠就送到上面所說的那位利奧的手裡(公元813年7月11日)。他在軍階中排名居於首位，也是叛變的幕後主使人，故意裝出一副猶豫不決的態度。他的同伴米凱爾說道：「我用這把劍可以打開君士坦丁堡的大門，請你登上寶座統治帝國。要是你對老戰友的意見還是堅持己見不願接受，那我就會用這把劍插進你的胸膛。」亞美尼亞人的順從獲得帝國作為報酬，用利奧五世的稱號統治了7年半的歲月。

他在軍營裡接受教育，毫無法律觀念甚至大字不識，把苛刻而殘酷的軍紀要求引進文職政府，要是說他的嚴格對無辜的人都會帶來危險，那麼對罪犯而言更是慘不忍睹。他在宗教方面的任性善變使他獲得「變色龍」的稱號，但是由於一位聖徒和告解者的呼籲，正統教會承認一位「聖像破壞者」的生命有益於共和國。他的同伴米凱爾憑借熱烈支持獲得了財富、榮譽和軍事指揮權，可以發揮身為部屬的才華，表現感恩的態度全力用於為公眾服務。然而米凱爾認為他把整個帝國奉獻出來，卻只能分享很小一部分報酬，這無法滿足自己的慾念。這種怨恨有時不慎在言語中表露出來，最後還是認定利奧五世是難以和解的暴君，終於對君王擺出威脅和充滿敵意的姿態。不過，這個暴君一再試探和警告這位老戰友，並且解除了他在軍隊中的職務，直到畏懼和憤怒超過感激之情。經過詳細地審查以後，米凱爾的行動和圖謀被認為犯了叛逆的罪行，對他的判決是要將他在私人浴室的火爐中活活燒死。

但是狄奧法諾皇后的婦人之仁給她的丈夫和家族帶來了致命的傷害。莊嚴的12月25日原本被定來執行死刑，她力言救世主神聖的紀念節慶會為這種極不人道的行為所褻瀆，利奧只有勉強同意適當延期。他在節日的守夜裡沒有睡意，感到不安，這時仇敵被暫時關在監獄的小室之中，他想在深夜去探訪一下，看到米凱爾被解開枷鎖，躺在獄卒的床上呼呼酣睡。利奧認為他有恃無恐，可能暗中得到消息，因而起了警惕之心，雖然他用很輕的腳步退回去，但是在他進入和離開時，有一名藏身在監獄角落的奴隸注意到了他。米凱爾借口要找一位告解者求得心靈的安慰，利用他去通知其他的陰謀分子，說他們的生死存亡都靠他是否能夠守口如瓶。現在還有幾個鐘頭的時間，只有救出他們的朋友和國家，才能保證大家獲得安全。

在這個盛大的節慶期間，有一隊經過挑選的教士和聖詩歌手要到禮拜堂去參加早禱，獲得允許從側門進入皇宮。利奧像在軍營中一樣要求唱詩班嚴守紀律，因而自己對於晨間的禮拜儀式也很少缺席。陰謀分子穿著教會的服裝混雜在行列之中，把刀劍藏在長袍的下面，然後埋伏在禮拜堂的四角，期待皇帝親口誦讀第一節讚美詩，這就是下手謀害的信號。燈光不夠明亮而且服裝都很類似，原本有利於他逃過毒手，這時陰謀分子的攻擊指向一個無辜的教士，但是很快發現錯誤，就圍在皇帝四周。利奧沒有武器也沒有朋友來幫助，手裡抓住一個沉重的十字架，像野獸一樣負隅頑抗要取他性命的獵人。他開口要他們大發慈悲，有人冷酷地回答道：「這是復仇的時刻，不會讓你活命!」長劍一揮把他拿十字架的右手砍斷，亞美尼亞人利奧五世被殺死在祭壇的前面。


 四、弗裡吉亞王朝(820—867 A.D.)


 (一)「結巴子」米凱爾二世(820—829 A.D.)

一個人的氣運有這樣大的變化真是難以想像，米凱爾二世(公元820年12月25日)的說話能力有缺陷所以綽號叫「結巴子」。他從熾熱的火爐邊抓住機會成為帝國的統治者，在那種混亂的狀況之下無法找到鐵匠，因此等他坐上愷撒的寶座以後，還戴了幾個鐘頭的足鐐。他的登基讓皇家的血白流，對於國家真是沒有一點好處，當上皇帝還是難改出身不正的下流習性。米凱爾二世對於喪失行省顯得怠惰和冷漠，好像這些行省是他從祖先手裡所繼承的那樣。托馬斯是軍事三人執政團裡的最後一位成員，反對米凱爾二世的稱帝，把底格里斯河和裡海地區的8萬名蠻族帶到歐洲，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但首都運用宗教和軍隊的武器加強守備的能力，保加利亞人的國王突擊東方部隊的營地。不知是托馬斯的命運乖戾還是實力微弱，竟然被征服者生擒活捉。叛徒的手和腳被砍掉，鮮血淋漓地被放在驢背上示眾，受到大家的羞辱和謾罵。當著皇帝的面實施這種野蠻的行為，顯示出社會的墮落和道德的淪喪。他不僅對這位老戰友的痛苦哀求充耳不聞，還不斷地用刑要找出更多的同謀和從犯。有位出於真誠(或許是心虛)的大臣提出質問：「難道你一定要相信敵人的話，認為所有的朋友都有問題嗎？」這才使他停止擴大株連的行動。

米凱爾二世在第一任妻子過世後，在元老院的請求下，把君士坦丁六世的女兒優菲洛西妮從修道院接出來，她憑著高貴的身世在婚約中提出合理的條款，要求她所生的兒子可以與長兄分享整個帝國。不過米凱爾二世和優菲洛西妮的結婚並無所出，狄奧菲盧斯是前妻所生的兒子和繼承人，優菲洛西妮願意成為他的母親。


 (二)狄奧菲盧斯(829—842 A.D.)與米凱爾三世(842—867 A.D.)

狄奧菲盧斯(公元829年10月3日)這樣的人物在歷史上很難找到先例，宗教狂熱或許放大了一名異端和壓迫者的本領。帝國的敵人經常感受到他的英勇，臣民能夠覺察到他的公正，但是狄奧菲盧斯的英勇因為過於輕敵而沒有成果，自以為是的公正卻極為專制且殘忍。他舉起十字架的旗幟對抗薩拉森人，5次遠征行動所獲得的成就，在最後一次重大的失利中全部化為烏有。祖先的城市和他自幼生長的阿摩裡烏姆被夷為平地，在軍事方面所蒙受的苦難使他得到「倒霉鬼」的綽號。統治者的智慧在於制定法律和選用官員，即使看起來他並沒有任何動作，整個政府依然環繞著他，就像太陽系一樣，可以以他為中心安靜而守序地運轉。

然而狄奧菲盧斯的公正倣傚東方專制的模式，完全靠著個人的權威，沒有規律可循，隨著一時的理性或衝動，根本不考慮判決是否適用於法律的條款，懲罰是否合於所犯的罪行。有一名貧窮的婦人投身到他的腳前指控有權有勢的鄰居，也就是皇后的兄弟在府邸建起很高的圍牆，遮住她矮小居處的陽光而且空氣也不流通。證明確有其事以後，通常的裁定是對於原告的損失給予足夠或豐厚的補償，統治者卻將府邸和土地全部判給這位婦人。然而這種過度的補償方式還不能讓狄奧菲盧斯感到滿意，他的熱忱將普通的違規視為犯罪的行為，不幸的大公被剝去衣冠，當眾在君士坦丁堡受到鞭笞的處分。即使是微小的罪行或者是無心之失，都會使地位重要的官員像是郡守、財務官或衛隊隊長受到懲罰，他們被流放邊陲或受傷殘之刑，甚至被滾燙的瀝青澆身或是活活燒死在大競技場。這些極其恐怖的案例可能是出於觀念的謬誤或行為的任性，難免造成離心離德的作用，使有能力和智慧的市民不願為他服務。

傲慢的國君產生自負的心理，認為是在運用他的權力和施展他的德行，地位低下的民眾反而感到安全，對於居上位者面臨的危險和受到的罷黜，不僅大聲讚許而且幸災樂禍。這種過分的嚴苛從某種程度上看反而產生了有利的後果，在經過17天仔細的驗證以後，在城市和宮廷並沒有發現抱怨或濫權現象，證明統治希臘人一定要施與鐵腕，至高無上的審判官要基於公眾的利益來決定他的動機和法律。然而對於謀逆的罪行或嫌疑，在審判時比其他的罪行更容易被確信，處理的過程也更難以做到公平公正。狄奧菲盧斯對殺害利奧的兇手和他父親的救命恩人，原本可以施與緩慢的報復行動，然而正是他們的罪行才能使他享受現有的權勢。他的猜忌令他採用暴虐手段，犧牲一個兄弟和一位君王來保障他未來的安全。

有一位波斯人是薩珊王室的成員，被放逐到君士坦丁堡，死於窮困之中，他與平民的婚姻留下一個兒子。狄奧法布斯在12歲時得知其皇家的身世，後來他建立的功勳也能不忝所生。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接受教育成為基督徒和士兵，發展極為迅速，給他的軍事生涯帶來財富和榮譽，並與皇帝的姐妹結為連理，擢升的職務是指揮3萬名波斯人，他們都像他的父親一樣，是為了逃避伊斯蘭教的征服者才來到拜占庭的。這些部隊感染了傭兵的習氣和宗教的狂熱，竟然想要反叛他們的恩主，擁立自己的鄉親成為國王，以形成分庭抗禮的局面。忠心耿耿的狄奧法布斯拒絕接受這種建議，為了破壞叛徒的圖謀，逃脫他們的掌握，投奔了皇家兄弟的營地或皇宮。正值壯年的狄奧菲盧斯被迫將帝國的繼承權留給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要是他有識人之明和恢宏的氣量，狄奧法布斯將是可以信任和具有能力的監護人。但是他的嫉妒和疾病激起猜疑之心，畏懼狄奧法布斯的德行會帶來危險，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都會給孤兒寡婦造成損害。垂死的皇帝下令送來波斯王子的頭顱，帶著獰笑認出他所熟悉的面孔，倒在床榻上說道：「狄奧法布斯已經不在人世了!」接著用戰慄的聲音說道，「快了，快了，狄奧菲盧斯也會跟著步上後塵!」

俄羅斯人有關政府和教會的策略方針，絕大部分是採用希臘人的做法，直到20世紀，沙皇的婚姻還保有很特殊的制度，並沒有自負和浪漫的觀念，不是找來各階層和各行省的淑女，而是只在主要貴族家庭的女兒中進行挑選，她們在皇宮裡等候君主的選擇。狄奧菲盧斯的結縭也採取同樣的方式，他手裡拿著一顆金蘋果，在兩列待嫁美女之間慢慢行走，他的眼睛停留在可愛的伊卡西婭身上，第一次的語言表達的確是很笨拙，君王只能說：「女色在這個世界上是禍害的根源。」她無禮地回答：「完全正確，陛下，她們也是行善的理由。」這種機智有點裝腔作勢也不合時宜，使得皇家的愛慕者感到不快，帶著嫌惡的表情轉過頭去，伊卡西婭進入修道院來掩飾她所受的羞辱。

賢淑的狄奧多拉得到了金蘋果，她有良好的修養值得夫君的寵愛，卻無法逃避他的苛刻要求。他在皇宮的花園看到一艘吃水很深的船正向港口駛去，發現裡面裝著貴重的敘利亞奢侈品，完全都是皇后的財物。他的判決是將整艘船放火燒掉，用嚴厲的言辭譴責這種貪婪的行為使皇后墮落成為商人。他到最後已經別無選擇，還是把帝國和他兒子米凱爾三世的監護權委託給她，米凱爾三世成為孤兒時只有5歲。狄奧多拉恢復聖像崇拜，使得「聖像破壞者」遭到滅絕，她的虔誠廣受希臘人的愛戴，但是在宗教的狂熱信仰中，狄奧多拉始終念念不忘要使丈夫獲得肯定和救贖。經過13年審慎和節儉的統治之後，她發現自己的影響力開始式微，很像當年的艾琳所面對的狀況。她只有倣傚前者的德行，並沒有採取陰謀的手段奪取兒子的性命或政權，而是趕快急流勇退地去過寧靜的家居生活。她雖然有點怨言但是毫無抗拒的行動，只是悲悼這位一無是處的年輕人，他那忘恩負義的行為和傷天害理的罪惡，最後還是難逃毀滅的命運。

在尼祿和埃拉伽巴路斯的繼承人之中，我們迄今尚未發現有人要模仿他們的惡行。就羅馬君主這樣的角色而言，通常認為歡愉是人生的目標，而把德性看成歡愉的寇仇。不論身為母親的狄奧多拉對米凱爾三世的教育是多麼關切，關鍵在於她那不幸的兒子在成人之前就已經登基為王。野心勃勃的母親即使費盡力氣去阻止理性的進展，也不能使洋溢的熱情冷卻下來，這種自私自利的策略給她的回報，是倔強年輕人的藐視和不知感激。他在18歲就開始反抗她的權威，這時還未感覺到自己沒有能力去管理帝國和個人的言行。狄奧多拉帶著尊嚴和智慧從宮廷中隱退，從此就是邪惡和愚行當道，這樣一來要獲得或保住皇帝的好感，就無法不喪失公眾的尊敬。數以百萬計的金銀積存下來供應國家所需，被最卑鄙的寵幸任意浪費。他們縱容皇帝的激情也分享他的歡樂，他的母親統治13年以後，他成為最富有的皇帝，任性浪費和揮霍的結果，是被迫出售皇宮和教堂最名貴的擺設。

米凱爾三世像尼祿一樣喜歡劇院的娛樂，在這些方面他一直想出人頭地，要是不能勝過別人就會傷心歎息。然而尼祿對音樂和詩歌素有研究，很多地方都能顯示出相當的品味；狄奧菲盧斯的兒子米凱爾三世的技藝並不那麼高尚，只限於大競技場的賽車。四個黨派一直在擾亂首都的安寧，仍舊能娛樂這些懶散的群眾。皇帝自己穿著藍派的制服，將其他三種敵對黨派的顏色分給他的寵幸，在這種極其卑劣而熱烈的競賽中，他忘記了尊貴的地位和國土的安全。他禁止信差向他報告入侵的消息，免得在比賽最緊張的時刻轉移他的注意力。在他的指示之下，連最重要的烽火也都要熄滅，這種聯絡的方式可以把警報從塔爾蘇斯傳到君士坦丁堡。最能贏得他的信任和尊敬的是技術出眾的賽車手，憑借優勝的成績他們往往能獲得極為豐碩的獎賞，皇帝參加他們在家中舉行的宴會以及他們兒女的洗禮。他讚頌自己能夠與民同樂的時候，喜歡指責以前的君主那種冷淡和嚴肅的保守態度。尼祿墮落到違反自然的慾念，被他所摒棄，但他不斷縱情於聲色和酗酒，因而摧殘了他的身體。在午夜的飲宴之中，當他的情緒為酒精所燃起，受到刺激會下達最血腥的命令，要是他還存有任何人性的情感，就不應該有這種行為，只有當下屬故意抗命時才能收回成命。

然而米凱爾三世個性中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對國家的宗教抱著褻瀆神聖的諷刺態度。希臘人的迷信會引起哲學家的嘲笑，但是這種嘲笑出於理性而且溫和。要是一名年輕人侮辱深受公眾尊敬的人物，就是哲學家也會指責這種毫無知識的愚行。宮廷的弄臣被授予教長的袍服，下面還有12位大主教，由皇帝指定全部穿著教職的衣服。他們還濫用祭壇的各種聖器，在喝得爛醉如泥的宴會中，用醋和芥末調出令人作嘔的飲料來代替葡萄酒舉行領聖體的儀式，種種褻瀆的行為再也瞞不過全市的耳目。

這一天是莊嚴的節慶，皇帝帶著弄臣所裝扮的這些主教，騎著驢子在街上行走，遇到真正的教長率領一群教士，他們就用胡鬧的喊叫和猥褻的手勢，擾亂基督徒莊嚴的行列。米凱爾三世的宗教信仰所表現的舉動，只是用來違反理性的言行或是觸怒虔誠的信徒，他從扮演聖母的角色手裡接受劇中人物的冠冕，去侵犯一位帝王的墳墓，就是為了要把「聖像破壞者」君士坦丁的遺骨挖出來燒燬。這項變本加厲的行為使狄奧菲盧斯的兒子不僅可憎而且受到鄙視。每個市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解救在他統治下的國家，就是那時的寵臣也極為擔心害怕，唯恐獲得的好處會因一時興起而被奪走。30歲的米凱爾三世醉後睡在寢宮，被人謀殺，主謀者受到擁立建立新的王朝，當初他曾被米凱爾三世提拔到掌握同樣的位階和權力。


 五、馬其頓王朝(867—1057 A.D.)


 (一)馬其頓人巴西爾一世(867—886 A.D.)

馬其頓人巴西爾的家譜(如果他的祖先真是亞歷山大大帝的私生子，身為後裔子孫還是會感到驕傲和自負的)就最顯赫的家族而言，等於展現出革命的真正圖畫。阿爾薩息德斯家族是羅馬的世仇，掌握東部的權杖將近400年之久，這些帕提亞國王的一個旁支繼續統治著亞美尼亞，倖存的王室後裔在帕提亞人滅亡以後瓜分並且奴役這個古老的君主國。兩名王室成員阿爾塔巴努斯和切利恩尼斯逃亡或退避到東羅馬帝國，利奧一世把他們安置在馬其頓行省，賜予豐富的獎賞和土地，讓他們可以過安全而舒適的流放生活，亞得裡亞堡成為他們最後的居留地。他們經過幾代以後還能維持家世的尊貴地位，已經養成羅馬人的愛國心和榮譽感。握有大權的波斯人向阿拉伯人開出條件，想要引誘他們回歸祖國，全部遭到拒絕。然而他們過去的光榮事跡逐漸被時間和貧窮掩蓋，巴西爾父親的家產減少到只有一個小農場，一切耕種都靠自己動手，但是他拒絕有辱阿爾薩息德斯家族的血統行為，不肯與平民聯姻。他的妻子是亞得裡亞堡的一個寡婦，喜歡提起她的祖先是君士坦丁大帝，他們所生的小孩有皇家血統，看來還與馬其頓的亞歷山大有秘密的親戚關係，起碼可以將他稱為老鄉。

就在巴西爾剛生下來還在襁褓中的時候，家庭和城市都被保加利亞人佔領，他像奴隸那樣在異國接受教育，經過嚴格的訓練獲得強壯的體魄和堅忍的心志，對於他未來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他在幼年或是年紀更大時參與羅馬俘虜的救援行動，抱著同情的態度打開他們的腳鐐。他們通過保加利亞向黑海海岸前進，沿途擊敗兩支蠻族軍隊，登上早已安排前來接應的船隻，先向君士坦丁堡回航，從那裡各人再返回自己的家鄉。

自由的巴西爾孤身一人毫無奧援，他的農莊毀於戰爭的災難，自從他的父親逝世以後，單靠他出賣勞力或是為人執役，無法支撐起一家孤兒寡婦的生活，因此他決定要尋找一個更能引人注目的舞台，無論是行善為惡都能有偉大的前途。他抵達君士坦丁堡的頭一天夜晚，沒有朋友也身無分文，這個疲倦的朝聖客睡在聖狄奧梅德教堂的台階上面，偶然遇到一位好心的僧侶供應他食物，同時介紹他到一個家庭去服務。主人與狄奧菲盧斯同名，也是他的堂兄弟，雖然身材很矮小，但跟隨的家臣總是高大而又英俊。巴西爾陪伴他的贊助人前去治理伯羅奔尼撒地方，他所具備的長處和功績，使狄奧菲盧斯的出身和地位都大為失色。帕特拉斯(Patras)有一位富有而仁慈的貴婦人，與他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不知是出於精神還是肉體的歡娛，她收養了這位年輕的冒險家當她的兒子。丹妮麗斯送給他30個奴隸，他用她的賞賜所產生的收益來支助他的兄弟，在馬其頓購買面積很大的產業。

他出於感恩或抱負仍舊為狄奧菲盧斯效力，抓住很好的機會引起宮廷的注意。保加利亞使臣的隨從中有一位著名的角力手，在皇家的宴會上向最勇敢、最強壯的希臘人挑釁，巴西爾以力大無窮著稱，他出面應戰，蠻族的勇士第一次進攻就被摔倒在地。有一匹美麗而難以駕馭的烈馬被判處割斷腿筋而將要殘廢，巴西爾靠著技術和勇氣將它制服，使他在皇家馬廄獲得很高的職位。不過要想獲得米凱爾三世的信任就要順從他的邪惡行為，巴西爾與皇家的侍妾舉行並不光彩的婚禮，然後他想盡辦法要妹妹替代這名侍妾去服侍米凱爾三世，這樣才使他能夠擢升成為皇宮的總管大臣。國家的行政大權全部交給愷撒巴爾達斯來處理，他是狄奧多拉的兄弟和仇敵，但女性運用手段發揮影響力，米凱爾三世被說服，不僅憎恨他的叔父，而且對他起了畏懼之心，於是借口克里特的遠征行動，將巴爾達斯調離君士坦丁堡。皇宮總管當著皇帝的面，在覲見的帳幕用劍將巴爾達斯刺死。

謀殺事件之後不過一個月，皇帝把奧古斯都的頭銜授予巴西爾，讓他治理整個帝國(公元867年9月24日)。他盡力維持這種並不平等的聯合執政，直到他獲得民眾的尊敬能夠鞏固實力。皇帝的善變已經危及生命的安全，要是再出現第二位共治者勢必暴露其低賤出身，因為他曾經在戰船上當過划槳的奴隸。巴西爾謀殺他的恩主必定受到譴責，為了彌補忘恩負義和背叛謀逆的行為，他把先帝的名字奉獻給一座教堂，命名為聖米凱爾，這種贖罪的做法不僅幼稚而且名不副實。

雖然巴西爾一世與奧古斯都處於不同的時代，仍然可以拿來做比較。希臘的狀況不可能讓他在很年輕時就起兵來反抗國家，或是放逐國家最高貴的子民。他將自己具有遠大抱負的才華掩蓋在卑躬屈膝的奴性之下，隱藏自己的野心甚至於德性，用刺客血淋淋的手緊緊抓住帝國的權杖，然後還能像慈父那樣用智慧和愛心來進行統治。普通市民會感到他的利益與他的責任發生衝突，但要是有絕對權力的君主講求幸福而不重視榮譽，或是為了個人的光榮而犧牲公眾的福利，只能認為這位君主缺少智慧或是勇氣。在長期統治下，巴西爾子孫自然會編輯和出版他的傳記和頌詞，他們的寶座非常穩定，可以歸功於祖先的豐功偉業。

他的孫子君士坦丁七世對他的敘述過於理想，但這位生性軟弱的君王除非有真正的典範可以參考，否則要是只依據自己的行為或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不過，提到巴西爾名實相副的讚譽，就要拿他從放蕩的米凱爾三世所奪取的國家，和他遺留給馬其頓王朝的國家兩者之間的盛衰和興亡來進行比較。被時間和先例所認可的邪惡被他用熟練的手法加以修正。雖然他無法恢復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但至少能恢復羅馬帝國的秩序和尊嚴。他工作時不知疲倦，能夠時刻保持冷靜，對當前的狀況有充分的理解，做出決定時積極而果斷。他在貫徹踐行時，遵守非常罕見而有益的中庸之道，要在相對的惡行之間保持相等的距離，以尋求每一種美德。他在軍中的服務只限於皇宮之內，也沒有具備武士的精神或才能。然而在他的統治之下，羅馬軍隊在與蠻族的征戰中再度所向無敵。他用紀律和訓練的力量組成一支新興的軍隊，立即親自率領他們前往幼發拉底河的兩岸，壓制傲慢的薩拉森人，鎮壓摩尼教徒的叛亂所帶來的危險。有一名叫克裡索契爾的叛徒長久以來避開軍隊的追捕，使他感到十分氣憤和懊惱，他特別向上帝祈求，希望賜予恩典讓其如願以償，有機會對叛徒的頭顱射上三箭，後來果然得到克裡索契爾可憎的腦袋，不過卻是因為他被自己人出賣，而非部隊的勇敢行為將他捕獲。於是他將這頭顱吊在一棵樹上，皇家的弓箭手三次顯露他的本領。用這種卑劣的報復行為來對付死者，是那個時代的風氣，不能完全怪罪巴西爾的性格。

巴西爾的主要成績在於政府組織的財政和法律，為了重新充實已經枯竭的財源，他計劃要取回前任浪費而錯誤的贈予，並用審慎的做法減少一半的償還金額，立即獲得12萬鎊以供急需，在厲行節儉措施之前有足夠的彈性空間。在改進稅收的各種計劃之中，他制定新模式，徵收丁稅或貢金完全依靠估值人員獨斷的裁量權。大臣馬上將誠實和稱職的稅吏列出名單，但經過巴西爾親自仔細審查以後，發現只有兩個人可以被授予這樣危險的權力而能夠安全無事，但這兩個人竟然婉拒他的信任，證明他的顧慮完全正確。

皇帝不辭辛勞地努力工作，在財產和花費以及進賬和支出之間建立起很得當的平衡：撥款為國家的各種公職設立一個特別基金；擬訂公開的計劃以確保君王的利益和人民的財產；在改革奢侈生活後，他設立了兩份世襲的產業，用來供應皇家的飲宴，能夠保持應有的排場和豐盛的菜餚；臣民的稅捐全部用來加強防務，要是有剩餘就用來裝修首都和行省。他愛好建築物，即使花費再多，依然獲得人民的讚許並且讓人極力為之辯護：可以扶持相關行業，鼓勵藝術的創作，達成公眾可以賺取工資或獲得歡樂的多重目標，同時他建造了道路、供水渠道和醫院等實用的建築。巴西爾下令修建數以百計的教堂，奉獻給宗教信仰的時代。

他像法官那樣一絲不苟而又公正無私，渴望拯救無辜的平民，對犯法的權貴也毫無畏懼地施加打擊，魚肉人民的官員遭到嚴厲的懲罰。但是對妨礙他施展帝王權力的仇敵，要是給予赦免難免會威脅到他的安全，經過判罪以後就剜去他們的眼睛，讓他們在孤獨和懺悔中度過餘生。由於語言和習俗的改變而有必要修正查士丁尼過時的法律體系，卷帙浩繁的《法學初步》《民法彙編》《御法集》和《御法新編》，用希臘語摘要編成40個項目。他的兒子和孫子完成《巴西利克》的編纂，必須參考他們家族的創始者非常高明的見解。

狩獵的意外事件結束了他那光榮的統治，一頭狂暴雄鹿的角與巴西爾的皮帶糾纏在一起，將他從馬背上拖下來。一名隨從前去救助，割斷皮帶並且將鹿殺死。墜馬或者是熱病耗盡了年邁國君的精力，他在家族和人民的哀慟聲中他崩殂於皇宮。他之所以要砍下忠實臣僕的頭顱，為的是這個臣僕竟敢拔劍對付他的統治者。當他不再需要或是重視公眾的意見時，原來蟄伏在他生命之中的專制和傲慢，在最後感到絕望的時候死灰復燃。


 (二)「哲學家」利奧六世(886—912 A.D.)

巴西爾一世有4個兒子，君士坦丁在父親之前逝世，悲傷的父親容易輕信別人，被奉承的騙子和空虛的幽靈利用。斯蒂芬是最小的兒子，獻身於宗教工作，滿足於教長和聖徒的榮譽，利奧和亞歷山大雖然聯合執政，卻僅將統治國家的權力交給年長的兒子。利奧六世的名號被加上「哲學家」的美稱，顯得更為高貴(公元886年3月1日)。君王和智者的結合彷彿集「行」和「知」的才華於一身，真能構成人類最完美的天性。利奧六世的表現距離這種理想的境界差得太遠。他能在理性的支配之下減少激情和慾念嗎？事實上他的一生耗費在皇宮壯麗的排場和儀典上，陷身於妻妾成群的習性和環境，甚至就是全心想要的仁慈和畢生追求的和平，都只能歸於個性上的軟弱和怠惰。他能克服自己和臣民的偏見嗎？事實上他的心靈為最幼稚的迷信所污染，他的法律將教士的影響力和臣民的謬誤奉為神聖之事。利奧六世的神諭以預言般的風格洩露帝國的命運，完全建立在星象和占卜的手法上。如果我們還要探索他獲得「哲學家」美稱的原因何在，只能說巴西爾的兒子與教會和國家的當代絕大多數人士相比，還不能算是毫無知識。他在學識淵博的佛提烏門下接受教導，皇家「哲學家」親自動筆寫出幾本有關世俗和教會方面的著作，也可能只是安上他的名字而已。

然而利奧六世一再舉行婚禮，家庭的風流韻事傷害到哲學和宗教的名譽。獨身不婚不僅有很多好處而且是神聖的行為，這種觀念的建立最早來自僧侶的教誨，希臘人很高興地予以接受。婚姻只是人類傳宗接代的工具，有一方過世以後，在世者可以尋求第二次的結合，這就顯示出人類肉體的軟弱，要是說它很堅強也沒有錯；但是第三次的婚姻會受到指責，被當成是合法的私通；第四次就是罪孽或醜聞，東方的基督徒到現在還不敢以身試法。利奧六世在統治的初期，禁止娶妾也不能給予名分，對於第三次的婚姻並沒有禁止只是加以譴責。但是他求得子嗣的愛國情操和忠於家庭的愛情生活，迫得他要違犯自己頒布的法律，在宗教方面還要遭受贖罪的懲處，過去在同樣的案件中他把這些規定強加在臣民身上。他在前面三次的結縭中都沒有獲得成果，皇帝需要一位女性的伴侶而帝國需要一位合法的繼承人。美麗的佐伊進宮作為侍妾，經過驗證她具備產子的能力，等到君士坦丁出生後，她的愛人公開宣佈要舉行第四次婚禮，意圖使他們成為合法的母親和子嗣。但是教長尼古拉拒絕給予婚禮的祝福，要同意分居才能讓年輕王子得到洗禮，佐伊的丈夫抗拒不從而受到教會排斥，被禁止他參加信徒領聖體的儀式。堅持己見的僧侶絲毫不肯讓步，不怕受到流放也不在乎教友的背離，對於拉丁教會的權威置之不理，即使是帝國的繼承一旦發生問題帶來危險，尼古拉也全都不放在心上。等到利奧六世逝世以後，新皇帝將尼古拉從流放地召回，讓他負責政府和教會的行政管理事務，並用君士坦丁七世的名義頒布雙方認同的詔書規定，爾後再有第四次婚姻要視為醜聞加以定罪，像是心照不宣地斥責自己的出身不正。


 (三)亞歷山大(912—913 A.D.)、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圖斯(911—959 A.D.)、羅馬努斯一世勒卡佩努斯(919—944 A.D.)

在希臘語中，「紫色」和「斑岩」是同一個詞，這種色彩有一種特性就是持久不變，根據我們的瞭解，提爾紫是很深的暗紅色，可以染成古代的紫色。拜占庭皇宮有一個房間四壁用紫色的斑岩裝飾，通常保留供懷孕的皇后使用，在這裡出生的皇家小孩可以稱為「porphyrogenite」，含義是「生而為帝者」。有幾位羅馬君王有幸獲得繼承人的福分，但是這個特別的綽號「波菲洛吉尼圖斯」首先用於君士坦丁七世(公元911年5月11日)。他的壽命和名義上的統治時間完全一致，一共有54年之久，但在他的父親逝世時他才6歲。利奧六世的兒子對於有些人而言，無論他情願還是不情願，都是他們的傀儡，可以任由他們欺侮他的軟弱或濫用他的信任。叔父亞歷山大長久以來一直被授予奧古斯都的頭銜，是幼主的第一位共治者和總督，他已經勝過米凱爾三世的聲望，很快要經歷邪惡和愚蠢，因為他的心裡存有一個計劃想要將他的侄兒閹割，好把帝國留給一個毫無價值的嬖倖，幸而他適時死亡才使這個陰謀胎死腹中。君士坦丁七世在後來的未成年統治期間全由他的母親佐伊做主，7個攝政大臣組成會議或接連從旁協助，這些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滿足個人的慾望，根本不考慮國家的前途和民眾的需要，相互之間排擠和爭執，無法發揮整體的力量，直到有位軍官出面干預，他們全部土崩瓦解化為烏有。

羅馬努斯·勒卡佩努斯從清寒的家世晉陞到高階的軍職，負責指揮海上武力，雖然處於社會秩序混亂的時代，但是他獲得了全國民眾的尊敬。他率領一支常勝而又受到民眾愛戴的艦隊，從多瑙河河口駛向君士坦丁堡的港灣，被當作人民的解救者和君王的保護人，受到大眾的歡迎。他據有最高職稱可以視為皇帝的長輩，但羅馬努斯很快對於身居大臣卻僅能擁有下屬的職權表示藐視，於是僭用愷撒和奧古斯都的頭銜(公元919年12月24日)，以及整個皇家體制獨立主權，保持的時間長達25年。羅馬努斯的3個兒子是克裡斯托弗、斯蒂芬和君士坦丁，他們都陸續獲得同樣的高位。合法的皇帝在這5位君王之中的位階排名從首位降為末位，然而能夠保住性命和皇冠，使他不斷地誇耀自己的氣運也頌揚篡奪者的仁慈。羅馬努斯可以從古今的歷史中找到範例來為自己的野心辯白，證明他的作為公正無私：像是帝國的實權和執法都在他的手裡；還有就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私生子還能獨享帝位，因為按照以往的慣例，侍妾所生的兒子不是被處死就是進入修道院。

從羅馬努斯的表現來看，他並不具備僭主的德性或惡行。他在登極以後振奮圖強可以公而忘私，等到沉溺於逸樂之中，竟然忘記要兼顧共和國和家庭的安全。他的個性溫和而且信仰虔誠，尊重誓言的神聖不可侵犯、年輕君王的清白無辜、他父母的功業和人民對他們的懷念。君士坦丁七世好學和謙讓的習性，不會使人產生猜忌之心，更不會被誤以為喜愛權力而嚴加防範。書本、音樂和寫作是他獲得歡愉的泉源，要是他能用賣畫來改善供應不足的生活津貼，要是作品因藝術家的名字而提高售價，那是因為他具有這方面的才能，很少有君王像他一樣在遭遇逆境時能夠善加運用。

羅馬努斯的失勢完全是他自己和兒女的過錯。他的長子克裡斯托弗逝世後，健在的兩個兄弟經常爭權奪利，並且圖謀對付自己的父親。有一天中午，像平常那樣所有的外客全部離開皇宮以後，兩兄弟帶著一隊武裝士兵進入羅馬努斯的房間，迫他穿上僧侶的服裝，將他運到普羅蓬提烏斯海的小島，那裡有人口眾多的僧侶。家庭發生變革的謠言激起整個城市的騷動，只有真正合法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圖斯是公眾關心的對象。羅馬努斯·勒卡佩努斯的兒子舉棋不定，因循拖延所獲得的教訓，就是他們的冒險行動已經犯下大罪，只會讓他們的對手坐享其成。這兩兄弟的姐姐海倫娜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妻子，她洩露他們密謀要在皇家的宴會中殺害她的丈夫，或許她認為他們有這種打算。君士坦丁那些忠心耿耿的追隨人員提高警覺，兩名篡奪者的行動受到制止後被逮捕，被剝奪頭銜貶為平民，用船送到島上的修道院，也就是他們在不久之前用來監禁自己父親的同一地點。年老的羅馬努斯在海岸邊遇見他們，不禁露出諷刺的笑容，在責備他們愚蠢無知和忘恩負義之後，就讓皇家的共治者來分享他的飲水和素食。

君士坦丁七世在位已有40年，現在才獲得東部世界的主權(公元945年1月27日)，後來他又統治了15年，但即使如此他的統治還是有名無實。他毫無企圖心可言，一生之中從不採取行動更不會追求榮譽，研究學問使他在享受閒暇生活時能受到尊敬，卻對統治者所負的重大責任毫無助益。皇帝忽略實際的施政工作，就是對他的兒子羅馬努斯的教導也只是空談理論而已。他縱情於詩酒而怠惰懶散時，將對政事的掌控全部委付給妻子海倫娜，整個政局因為她的愛好和善變而動盪不安，每位大臣的繼任者更是一無是處，使前一任受到懷念。然而君士坦丁七世的出身和苦難使他受到希臘人的敬愛：他們原諒他所犯的錯誤；他們欽佩他的博學、他的清白無辜慈善為懷，以及他對司法正義的愛好；他的臣民在他的葬禮上表現得極為悲痛，流下真誠的眼淚。遵照古代的習俗，他的遺體被放在皇宮的大廳中供民眾憑弔，政府和軍隊的官員、大公、元老院全體成員、教士，按著位階的次序列隊上前，敬仰和親吻統治者冰冷的屍體。出殯的隊伍朝著皇家的墓園前進，一名傳令官走在前面發出嚴肅的警告：「注意!注意!塵世的君王已經接受上帝的召喚!」


 (四)羅馬努斯二世(959—963 A.D.)

有人認為君士坦丁七世是被毒死的。他的兒子羅馬努斯二世(公元959年11月15日)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帝座，這個名字來自他的外祖父。大家懷疑20歲的王子已在期待繼承帝位，由此可見他已喪失公眾的尊敬。然而羅馬努斯二世的問題是軟弱而非邪惡，他的罪孽主要來自妻子狄奧法諾。這個女人的家世清寒卑下，個性帶有男子氣概，行為真是罪大惡極。君士坦丁七世的兒子沒有個人榮譽和民眾福祉的概念，更不知道身為皇家成員的真正樂趣所在。當兩個弟弟尼西弗魯斯和利奧戰勝薩拉森人時，皇帝實在是有負人民之托，竟然把時間浪費在極其忙碌的閒混之中：早晨前往賽車場觀賞當天的賽程，中午宴請元老院的議員，下午大部分時間花在網球場，這是他唯一能獲得勝利的舞台，接著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亞細亞那邊的海岸狩獵，殺死4只體型很大的野豬，回到皇宮以後，對於一天的勞累不僅滿意而且感到非常驕傲。健壯的體格和英俊的容貌使他的同儕都大為失色，他身材修長挺拔，面色容光煥發，眼睛奕奕有神，肩膀寬厚強壯，長著鷹鉤狀的長鼻。然而即使是如此的十全十美，也不足以維持狄奧法諾的愛情，經過4年的統治以後，她將致命的藥劑混在飲料裡給丈夫食用，就像當年她用這樣的配方奪去公公的性命那樣。


 (五)尼西弗魯斯二世福卡斯(963—969 A.D.)

如此邪惡的女人與羅馬努斯二世的婚姻，留下了2個兒子巴西爾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還有2個女兒狄奧法諾和安妮。大女兒許配給西部皇帝奧托二世；小女兒成為沃洛多米爾的妻子，他是俄羅斯的大公爵和使徒——後來她的孫女與法蘭西國王亨利一世結婚，馬其頓王朝以及阿爾薩息德斯家族的血統，仍舊保存在波旁王朝的世系裡。皇后在她的丈夫逝世後，渴望用兒子的名義進行統治，長子和幼子的年齡分別是5歲和2歲。她立即感到帝座的不穩，用盡全力來支撐政局，女性還是無法受到尊敬，兩個幼兒也無法讓人感到畏懼。狄奧法諾環顧四周要尋找一位保護人，就投身到最勇敢的軍人的懷抱之中。實話實說，她的心胸非常的寬大，有容人的雅量。就這位新近受寵的人物看來，她的愛情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最主要的動機還是出於利害關係。

世人認為尼西弗魯斯·福卡斯即尼西弗魯斯二世(公元963年8月6日)，兼有英雄和聖徒的德業和功勳。就前者的特性而言，他具備的資格不僅真實無虛而且光輝耀目。他的家世非常顯赫，在軍事上的功績極為卓越，無論在哪個行省擔任何種職位，他的表現都使人認為他是作戰勇敢的士兵，更是指揮若定的首長。最近在克里特島進行重要的征服作戰，尼西弗魯斯的勝利使他獲得榮譽的桂冠。他的宗教信仰使他成為難以被看清的角色，他穿著粗製的毛布衣服，經常齋戒守夜，談吐非常虔誠，表示要從繁忙的塵世退隱，這些都好像是很適用的面具，可以掩飾他那危險而不能為人所知的野心。然而他利用神聖的教長髮揮影響力，再加上元老院的敕令，趁著年幼的君王還未成年，受到托付指揮東部的軍隊，獲得不受干涉和充分自主的權力。等到他獲得各級領導人員和部隊的聽命，權威得以鞏固之後，便大膽地進軍君士坦丁堡，將他的仇敵全部消滅殆盡，公開宣佈他與皇后的通信聯繫，並沒有讓她的兒子遜位，自己則進封為奧古斯都，據有最高的位階和全部的權力。

那位將皇冠置在他頭上的主教，竟然不同意他與狄奧法諾的婚姻。他的第二次婚禮按照教規處以一年的贖罪悔改，禁止以屬靈的關係來舉行盛大的慶祝典禮。因此他用托詞和偽證來堵住教士和民眾的悠悠之口，等到登上大寶以後就喪失民心的歸向，6年的統治激起外人和臣民的痛恨，尼西弗魯斯一世的偽善和貪婪又在這位後任身上死灰復燃。我無法證實或掩飾他的偽善，但是對於貪婪這一可憎的惡行我倒是可以說幾句，他不但很快受到指控，也遭到毫不留情的譴責。我們很少用精確詳查財富和花費的方式，來批判普通的市民；對於管理國家財物的人，節儉通常是美德，增加稅收有時成為無可避免的責任。尼西弗魯斯二世對於世襲產業的支用，證明他有慷慨的風範，國家的歲入被嚴格限制用於公務。皇帝在每年春季親率大軍去對付薩拉森人，所有的羅馬人可以知道他們的賦稅，全部花費在勝利、征服和鞏固東部的防務方面。


 (六)約翰一世齊米塞斯(969—976 A.D.)

在尼西弗魯斯二世的旗下，一位出身貴族、作戰英勇的亞美尼亞人，從武士中脫穎而出，獲得最突出的獎勵。約翰·齊米塞斯的身材低於一般標準，但是這位矮小精幹的英雄人物不僅相貌堂堂，而且雄心萬丈。但皇帝的兄弟對他起了嫉妒之心，他從東部的將領這個重要軍職上被降級，去擔任驛站的督導官，不滿的他發出怨言，受到罷黜和放逐的處分。然而齊米塞斯置身於皇后眾多面首之列，經過她的講情說項，他被允許居留在首都附近的卡爾西頓，他經常在暗中前往皇宮幽會，獲得很多的賞賜。狄奧法諾很快就下定決心，要讓醜陋而吝嗇的丈夫早日昇天。一些大膽而且深受信任的陰謀分子，藏匿在她最隱秘的私室中。在一個漆黑的冬夜，齊米塞斯和主要的幫手乘坐小船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在皇宮的階梯下面登岸，皇后的侍兒投下繩梯，使他們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攀登進入大內。即使尼西弗魯斯二世產生了懷疑，即使從朋友那裡獲得警告，即使他的兄弟利奧沒有耽誤救援的行動，在皇宮建起一座堡壘，都不能保護他免予禍起蕭牆的毒手。在皇后的交代之下，所有的房門為兇手打開。皇帝睡在鋪在地上的熊皮上，喧嘩的闖入聲音使他從夢中驚醒，30把短劍的光芒在他眼前閃耀。齊米塞斯的手上是否沾染君主的鮮血倒是不得而知，但是他抱著毫無人性的態度，樂於坐視這樣的報復行動。尼西弗魯斯二世的頭顱被掛在窗戶上示眾，動亂受到安撫以後平息下來，亞美尼亞人約翰一世齊米塞斯成為東部的皇帝(公元969年12月25日)。

在舉行加冕典禮的日子，他被大無畏的教長拒止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門外，指責他違背良知涉及叛逆和殺人的惡行，為了表示懺悔，他必須與罪孽深重的伴侶劃清界限。身為婦女再三違背最神聖的義務，使齊米塞斯無法對她保持愛情和信任，當教長拿出使徒的宗教狂熱來施加攻擊時，這一點並沒有觸怒君王。狄奧法諾沒有分享他登基為帝的好運，反而被他逐離皇宮喪失皇后的地位。在他們最後的會晤中，她發出暴跳如雷而又無能為力的狂怒，指責她的愛人過河拆橋和忘恩負義。她的兒子巴西爾二世在一位強勢的共治者面前，保持著沉默和順從的姿態，被她用言辭加以謾罵，用拳頭加以責打，巴西爾二世公開承認她的淫亂，宣佈他的身份是不合法的私生子。狄奧法諾被放逐以及地位較低的從犯遭到懲罰，才平息公眾的怒火。

一位不得民心的君王即使暴斃也沒有人記得，齊米塞斯的罪行因為建立豐功偉業而獲得寬恕。他的揮霍比起尼西弗魯斯二世的貪婪，對於國家可能更為不利，但是他的行為不但和藹可親而且出手大方，使每個接近他的人都感到愉快。他也只有在勝利的道路上，循著先帝的足跡前進。他統治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軍營和戰場上度過，個人的英勇舉動和積極作為在多瑙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有卓越的表現，這些是羅馬世界最古老的邊界。他對戰俄羅斯人和薩拉森人獲得雙重的勝利，無愧於「帝國的救星」和「東方征服者」的頭銜。他最後從敘利亞班師時，提到新行省最肥沃的土地都為宦官所有時，非常坦誠而且憤慨地叫道：「我們戰鬥和征服難道都是為了他們？我們流血犧牲以致民窮財盡難道都是為了他們？」指責的聲音在皇宮裡產生回應，齊米塞斯的死亡有強烈的徵兆，使人懷疑是慘遭毒斃。


 (七)巴西爾二世(976—1025 A.D.)與君士坦丁八世(1025—1028 A.D.)

齊米塞斯的篡奪或攝政長達12年，兩位合法的皇帝巴西爾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在平靜的狀況下長大成人。他們在幼年時代沒有具備統治的能力，在伴隨臨朝和行禮致意時，都表現出謙恭和尊敬的態度，主要是監護人齊米塞斯在年齡上是他們的長輩，何況還建有不世的功勳。監護人沒有子女，雖然野心勃勃但是不會侵犯到繼承的權利，世襲的產業受到周全而忠誠的照料。齊米塞斯的英年早逝對於羅馬努斯的兒子來說，不會產生好處，反而是莫大的損失。他們缺乏執政的經驗，幾乎有12年都像大臣的門生，不僅沒有實權而且情願如此，而這位大臣為了能延長統治的時間，縱容他們去追求年輕人所喜愛的歡樂，不願承受政務的辛勞。在這樣的一個溫柔鄉中，軟弱的君士坦丁八世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但他的兄長感受到天才的衝動和有為的慾望，只要皺眉表示不悅使大臣命喪黃泉。

巴西爾二世是君士坦丁堡和歐洲所有行省公認的統治者，但亞洲一直受到兩位資深將領的蹂躪，福卡斯和希卡勒魯斯時友時敵，而且他們與帝國的關係，也在臣民和叛徒之間來回變換，極力維持獨立的地位，還要相互競爭全力拚鬥，想要成為獲得勝利的篡奪者。羅馬努斯二世的兒子為了對付國內的敵人，首次拔出他的佩劍，這些叛徒為合法和高傲的君王御駕親征而膽戰心寒。福卡斯在會戰的前列被打下馬來，不是中了毒就是中了一箭；希卡勒魯斯兩次身負鎖鏈又能兩次東山再起，現在他的餘日無多，渴望在平靜中結束生命。希卡勒魯斯這位年邁的懇求者趨近寶座，他的兩眼模糊步履蹣跚，倚靠在兩名隨從的身上。皇帝擺出年輕人的無禮態度，用充滿權威的聲音喊道：「這個人難道就是長久以來讓我們寢食難安的傢伙？」等到處死的命令被執行以後，他獲得帝國的和平，但是尼西弗魯斯和齊米塞斯所獲取的戰利品，使皇家的門生無法安睡在宮中，他渴望獲得同樣的功勳。

巴西爾二世經常對薩拉森人進行長時間的遠征行動，目的在於追求榮譽，老實說這對於帝國沒有多大用處。但是保加利亞王國最後遭到毀滅，是從貝利薩留時代以來，羅馬軍隊所能獲得的最大勝利。然而臣民並沒有向凱旋的君王大聲歡呼，他們痛恨巴西爾二世的掠奪和苛刻的貪婪。有關他的功勳在描述的記錄上並不完整，我們只能看出一個士兵的勇敢、堅忍和凶狠。邪惡的教育方式雖然不會壓抑他的精神，卻也能遮蔽他的心靈。他對於所有的學術和知識全都一竅不通，只要回想博學多才而又個性懦弱的祖父，內心就會產生很大的感慨，無論表現在外的態度是真是假，難免使他對法律和律師、文藝和學者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一個人有這樣的個性又處於這樣的時代，迷信成為堅定和持久的支配力量。巴西爾二世(公元976年2月10日)在少年時代初次能過自主的生活以後，無論是在皇宮還是軍營，都將一切奉獻給虔誠的信仰，像隱士一樣過著苦修的生活。他在官袍和鎧甲裡穿著僧侶的服裝，遵守節欲的誓言，要永久棄絕酒類和肉食。他在68歲那年，還能保持尚武精神要親自登船前往西西里，參加對抗薩拉森人的聖戰。這件事因他的亡故而停止，綽號為「保加利亞屠夫」的巴西爾二世告別塵世，受到教士的祝福和民眾的咒罵。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公元1025年12月)在他崩殂以後，獨自掌握3年皇室的權勢，或說是享用所帶來的歡愉，唯一關切的事務是解決繼承的問題。君士坦丁八世獲得奧古斯都的頭銜有66年之久，在拜占庭的歷史裡這兩兄弟的統治為時最久，他們的事跡之乏善可陳也是首屈一指。


 (八)羅馬努斯三世阿吉魯斯(1028—1034 A.D.)、帕夫拉戈尼亞人米凱爾四世(1034—1041 A.D.)、米凱爾五世卡拉法特斯(1041—1042 A.D.)、佐伊和狄奧多拉(1042 A.D.)、君士坦丁九世摩諾馬克斯(1042—1055 A.D.)、狄奧多拉(1055—1056 A.D.)、米凱爾六世斯特拉提奧提庫斯(1056—1057 A.D.)

5位皇帝保持直系血統的繼承，歷時有160年之久，贏得希臘人對馬其頓王朝的忠誠，也使得篡奪者行使權力時繼續承認原來的名號，這種情形曾經出現3次之多。君士坦丁八世是皇室最後一位男性，亡故以後產生一個繼承斷裂的新局面，何況他的統治時期比12個皇帝加起來還要長久。他的兄長過純潔的獨身生活，放棄對公眾應盡的義務。君士坦丁八世自己只有3個女兒，優多西婭出家成為修女，佐伊和狄奧多拉到了成熟的年齡，還是保持處女的身份，對於兩性的關係一無所知。垂死的父親在會議中討論她們的婚事，冷漠或虔誠的狄奧多拉拒絕結婚，不願給帝國帶來一個繼承人；她的姐姐佐伊願意奉獻自己，成為帝國祭壇上的犧牲品。羅馬努斯·阿吉魯斯身居大公的高位，不僅為人文雅而且風評甚佳，被選來當她的皇夫。他對這種榮幸加以婉拒，但得到通知如果他拒絕，那就只有剜眼或處死這兩條路可走。他之所以抱著勉強的態度，主要的動機是出於夫妻之情。然而他的原配非常忠誠，為了丈夫的安全和事業情願犧牲自己的幸福，等她進入修道院以後，皇家婚禮的唯一障礙也被消除了。

君士坦丁八世崩殂以後，權杖被授予羅馬努斯三世(公元1028年11月12日)，無論他在家庭和外面是如何的操勞效力，同樣是積弱不振而且徒然無用。48歲的佐伊過於成熟，除了縱情歡樂已沒有懷孕的希望。她所寵愛的寢宮總管名叫米凱爾，是個英俊的帕夫拉戈尼亞人，最初的職業是錢幣兌換商。羅馬努斯三世出於感恩圖報或是表示公平起見，縱容他們之間有罪的私通行為，或對於他們的清白無辜接受可有可無的保證。佐伊很快證實了一句羅馬的諺語：「每一個奸婦都能毒死丈夫。」羅馬努斯三世死亡之後緊接著就是米凱爾四世可恥的婚禮和登基(公元1034年4月11日)。無論如何，佐伊的願望還是落空，她並沒有找到精力充沛和稱心如意的愛人，只是將一個不幸的可憐蟲弄到自己的床上。他的健康和理智受到癲癇發作的損害，良知受到絕望和悔恨的折磨。那些技術最高明、能夠處理心理和肉體方面的疾病的醫師，受到召喚前來為他治療。他僅有的能夠逃脫身心折磨的希望是經常長途跋涉前去浴場，或是到那些最受民眾愛戴的聖徒墓地去朝拜。僧侶對他的苦修都大為讚揚，除了歸還權力以外(但是他能與誰恢復原有的關係？)，米凱爾尋找各種辦法要為自己的惡行贖罪。就在他為懺悔而歎息禱告的時候，他那做宦官的弟弟約翰，對於他的悔恨感到可笑。約翰就是在暗中主持陰謀事件的始作俑者，能從這項罪行中獲得最豐碩的成果。約翰大權在攬，運用各種手段來滿足他的貪念，佐伊落得被她的奴隸掌握的下場，被囚禁在祖先的宮殿裡成為俘虜。當約翰知道他兄長的健康狀況已無法好轉時，就將他的侄兒——另外一個米凱爾推薦進宮，別號卡拉法特斯來自父親的職業「船舶修理者」。在宦官的安排之下，佐伊將一個工匠的兒子收為養子，這個冒牌的繼承人當著元老和教士的面前，被授予愷撒的頭銜和紫袍。

佐伊的個性是如此的軟弱無能，擅權自用，米凱爾四世的過世帶給新繼承人自由及權力，她卻因此受到壓迫，4天以後，她把皇冠置放在米凱爾五世的頭上(1041年12月14日)。他流下眼淚發出誓言，即使他登基為帝，仍舊是她忠誠不二的臣民。他在短暫統治期間唯一的行動，就是忘恩負義地採取卑鄙的手段對付他的恩主約翰和女皇。前者受到罷黜和羞辱使得人心大快；但佐伊是皇帝的女兒，她的被放逐引起君士坦丁堡的悲痛，開始是暗中的抱怨，最後激起公眾的騷動。現在大家已經忘懷佐伊所犯的過錯，等到米凱爾五世對此有所認識，為時已晚，即使最馴服的奴隸具備忍耐的習性，也會受到刺激掀起狂野和報復的怒潮。每個階層的市民都聚集起來，這場無法鎮壓的暴亂延續了3天，他們把皇宮圍得水洩不通，打開大門以後要迎接他們的國母。佐伊和狄奧多拉分別從監獄和修道院回到皇宮，米凱爾五世受到的懲處是被剜去眼睛或是喪失性命。希臘人第一次很驚奇地看到皇家兩姐妹竟然同坐在寶座上，主持元老院的會議，或是接見外國的使臣。這種很特殊的共治只維持了2個月左右，兩位統治者無論是她們的個性脾氣、利害關係還是追隨人員，全都南轅北轍，在暗中形成水火不容的局面。由於狄奧多拉仍舊反對結婚，毫無退意的佐伊在60歲的高齡，為了滿足輿論的要求，只有勉強接受第三位丈夫，為此還遭到希臘教會的譴責。

登基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九世(1042年6月11日)，被稱為摩諾馬克斯，意為「單打獨鬥的戰士」，不論是在公眾還是私人的挑釁中，必定曾表現出他的英勇和勝利，但是現在他遭到痛風的折磨，身體變得更為虛弱。他的統治完全縱情於聲色之娛，時間都浪費在養病和歡樂之中。君士坦丁九世當年被放逐到萊斯沃斯島時，有一位美麗而高貴的孀婦不辭辛勞地陪在他身邊，希卡勒裡娜成為他正式的妻室。等到他與佐伊結婚和登基以後，她也被授予奧古斯塔的頭銜和儀典，在皇宮裡據有相鄰的寢宮。合法的配偶(這是佐伊的體諒愛護，也可以說是自貶身份)滿意於這種前所未有而又醜陋不堪的瓜分佔用，皇帝出現在公共場合時，站在妻子和侍妾之間。君士坦丁九世比佐伊和希卡勒裡娜活得更久，他打算要改變繼承的次序，為狄奧多拉更為機警的朋友所阻止。等到他病故以後，狄奧多拉獲得大家的同意，重新恢復繼承的權利(1055年1月30日)，在以她的名義以及4名宦官的影響力下，和平地統治了東部世界19個月。

這些宦官有意要延長他們的權勢，說服年邁的女皇提名米凱爾六世為繼承人。他的稱號「斯特拉提奧提庫斯」宣示他的軍職身份，但是他是個性瘋狂而又老朽的資深軍人，既不瞭解局勢，也無法處理政務，只能成為這些大臣的傀儡。米凱爾六世登上寶座(公元1056年8月22日)，狄奧多拉不久後逝世下葬，成為馬其頓或巴西爾王朝最後一位君王。對於這28年令人感到羞辱和帶來毀滅的時期，我只有很快加以評述，同時也抱著敬謝不敏的態度。兩個無能為力的婦女憑著她們的抉擇和善變，把希臘人像一群牲口那樣擺佈，讓他們墮落到連奴隸都不如的地步。


 六、科穆寧王朝(1057—1185 A.D.)


 (一)艾薩克一世科穆尼努斯(1057—1059 A.D.)

奴性瀰漫的黑夜開始發出一絲自由的光芒，至少也能表露出積極的進取精神。希臘人保存或是恢復了稱號的運用，使得世襲的事功所獲致的名聲可以永垂不朽。對於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最後的這些王朝，我們現在已經洞悉他們的崛起、傳承和聯盟。科穆寧獲得起源於羅馬世家的榮譽，支撐起一個沒落的帝國，使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免予敗亡的命運。這個家族從意大利遷移到亞洲已有很久的歲月，世襲的產業位於黑海附近的卡斯塔摩納地區。他們的一位族長有遠大的志向，準備施展雄心壯志，帶著摯愛和惋惜的心情，再度拜訪祖先謙卑而又尊貴的居所。他們這個世系的創始者是顯赫的曼紐爾，在巴西爾二世統治期間，他的貢獻是用戰爭和條約來平息東部所遭遇的困難。等到他亡故時，留下兩個幼小的兒子艾薩克和約翰。曼紐爾自恃有功，就把君王的感激和恩寵傳給他的後裔。出身高貴的年輕人受到周全的照應，他們受到的教育包括修院的學識、皇宮的藝術和軍營的操練；從擔任衛士在內廷服務到指揮行省和軍隊，獲得快速的擢升。他們手足之情的緊密結合更倍增了科穆寧家族的實力和名聲，兩位兄弟的婚姻使他們那古老的貴族身份更顯榮耀，一位娶了保加利亞被俘的公主，另外一位娶了大公的女兒。這位大公因殺敵極多獲得卡戎的名號，他就像是冥河的船夫，把這些敵人都送到地獄的深淵。

帝國士兵帶著極其勉強的忠誠之心，來為馬其頓王朝最後一連串柔弱頹廢的統治者服務。米凱爾六世的登基對於更有資格的將領而言，不如是對個人的一種侮辱，皇帝的吝嗇和宦官的無禮更加激起他們的不滿。他們暗中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聖所集合，要不是那位資深老兵卡塔卡隆的愛國心或謙遜的美德，認為在選擇君王時出身和功績同樣重要，軍事會議的選舉就會毫無異議地贊同年老而英勇的他。後來在大家的同意之下選出艾薩克·科穆尼努斯，這些舉事的同志毫不耽擱分頭進行，率領各自的騎兵中隊和分遣部隊到弗裡吉亞平原會師。皇家衛士的傭兵部隊只在一場會戰中保衛米凱爾六世的帝業，他們對公眾的利害關係而言只是一群外國人，基於榮譽和感恩的原則才會激起奮戰的勇氣。等到他們被擊敗以後，畏懼的皇帝懇求籤訂條約，溫和的科穆尼努斯家族差點就接受了。但米凱爾六世的使臣洩露了他的底細，艾薩克也受到朋友的勸阻。處境孤獨的米凱爾六世順從民眾的呼籲，教長宣佈效忠的誓言已經作廢，替他剃去頭髮成為皇室的僧侶，恭賀他願意以世俗的王權來交換天國的福祉，但教士本人可能婉拒這種交換。

艾薩克·科穆尼努斯從同一位教長的手上接受莊嚴的加冕(公元1057年8月31日)。艾薩克一世將一把劍銘刻在錢幣上，這可能暗示了他的頭銜是為了征服，這一象徵會令人不快，然而也可能暗示著他會拔劍對付國外和國內的敵人。他的健康和精力日益衰退，積極的德性所發起的作戰行動只得暫時中止，他已經感受到死亡的臨近，不得不爭取有限的時間做出最後的決定。但他並沒有將帝國留給女兒當成她的嫁妝，無論是基於理智還是感情的考量，他的弟弟約翰都是最好的選擇。約翰是個軍人也是愛國分子，身為5個兒子的父親，為世襲的繼承權樹起未來的棟樑。約翰一開始用謙恭的態度表示拒絕，這可能是基於謹慎和親情的自然反應。但他的固執和堅持己見，不管怎麼說，這種行為都像是要故意表現出無私的德性，讓人感到迷惑。他這樣做等於是拋棄了他應盡的責任，可以當作罪行來加以譴責，就是對他的家族和國家而言，這也是非常罕見的冒犯舉動。約翰所拒絕的紫袍為君士坦丁·杜卡斯所接受，他是科穆尼努斯皇室的朋友，高貴的出身以及貫徹政府決策的經驗和名聲，更能使他錦上添花。艾薩克穿上僧侶的服裝，身體的狀況好轉，自願禪位以後又活了2年。他在院長的要求之下，遵守聖巴西爾所訂立的規則，執行修道院最卑微的職責。但是統治的君主經常前來拜訪而且態度非常恭敬，把他視為恩主和聖徒，使得他潛伏在內心的虛榮獲得滿足。


 (二)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1059—1067 A.D.)、羅馬努斯四世狄奧吉尼斯(1067—1071 A.D.)、米凱爾七世帕拉皮納西斯(1071—1078 A.D.)

要是君士坦丁十世(公元1059年12月25日)確實是帝國最有價值的臣民，那麼我們要為那個時代和國家的水平低落而感到可憐，否則怎麼會選擇他擔任皇帝。他只是尋求機會浪費時間去發表平庸無聊的演說，希望能獲得「雄辯之王」的稱號，這對他而言比當羅馬的君主更為珍貴。等到他要執行法官的從屬職能時，竟然忘記了君王和武士應盡的責任。對於成全他獲得崇高地位的恩主出於良知的愛國心，他毫不珍惜。唯一讓杜卡斯擔心的事，是要確保子孫的權力和富貴，即使犧牲公眾的利益也在所不顧。他的3個兒子分別是米凱爾七世、安德洛尼庫斯一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都在幼小的年齡就被授予奧古斯都的頭銜。他們的父親過世以後，帝位的繼承權很快引起大家的競爭。君士坦丁十世把行政大權托付給他的孀婦優多西婭，卻難免產生猜忌的心理，垂死的君王根據過去的經驗和教訓，要保護他的兒子免於優多西婭第二次婚姻所帶來的危險，於是要她立下莊嚴的誓約，經過資深元老院議員做證，親手交給教長希菲林保管。不到7個月的時間，無論是優多西婭還是國家，都大聲疾呼需要一個充滿男子漢氣概的軍人。

這時優多西婭已經屬意羅馬努斯·狄奧吉尼斯，把他從處死的絞台送上皇帝的寶座(公元1067年8月)。他涉及謀逆事件被發現後要面對嚴酷的法律，但是英俊的面容和剽悍的性格獲得皇后的青睞，羅馬努斯只受到很輕微的放逐處分，第二天就被召回授予指揮東部軍隊的重任。她要選擇一位皇夫的消息尚未讓公眾知曉，她先是指使一名手段高明的特務，從野心勃勃的教長手裡將誓約偷走，因為過去所做的承諾會暴露出她的欺騙和輕浮。教長在開始的時候堅持誓言的神聖不可侵犯，以及他所受的托付具有宗教的神聖性，但等到流傳的耳語說他的兄弟將要成為未來的皇帝，他就放下心來不再猶豫，承認國家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放棄了這份重要的文件。等到羅馬努斯獲得皇夫的提名使他喪失希望，這時已經無法反悔和收回對公眾的宣告，更不能反對皇后的第二次婚禮。然而在皇宮還是可以聽到不滿的怨言，蠻族組成的衛隊為了維護杜卡斯家族的權益，舉起他們的戰斧，母親的眼淚安撫年輕的王子，才使事態平息下來。他們的監護人羅馬努斯四世現在已獲得帝王的尊榮和地位，用莊嚴的態度提出忠貞不二的保證。以後我還會提到他的英勇善戰，雖然他盡了最大努力要阻止土耳其人的進攻，但結果還是功敗垂成。

羅馬努斯四世的敗北和被俘為東方的拜占庭帝國帶來致命的傷害，等到蘇丹將他釋放，他再想要找回他的妻子和臣民已經是徒然無用之事。優多西婭贊同羅馬民法最嚴苛的規範，一個落到敵人手裡的俘虜，等於已經死去，完全喪失了一個國民應有的公私權利。在國家陷入驚慌和恐懼的狀況之下，身居愷撒高位的約翰維護3個侄兒不能廢除的權利，君士坦丁堡聽從他的意見，帝國的都城公開宣佈土耳其人的俘虜是國家的公敵，這種說法也能為邊疆地區所接受。羅馬努斯的國內戰爭不再有國外戰爭那樣好的機運，兩次會戰的失利迫得他不得不屈服，獲得保證可以得到公平和體面的待遇。但是他的仇敵毫無誠信或人性可言，用殘酷的手段奪去他的視力，留下的傷口流血不止還繼續惡化，拖了幾天才讓他從悲慘的狀況下獲得解脫。

在杜卡斯家族的三兄弟統治之下，兩個弟弟只有皇帝的虛名，而優柔寡斷的長子米凱爾七世(公元1071年8月)沒有能力掌握羅馬的權杖，他的稱號「帕拉皮納西斯」表示譴責之意，因為他重用一名貪財的寵幸，竟然「大斗進小鬥出」並且提高小麥的價錢。身為優多西婭的兒子，他在塞盧斯的學院和母親那兒受到啟發，努力進修，精通哲學和修辭，但是僧侶的德行和學者的知識不僅沒有使他的個性更為高貴，反而使他日益墮落。兩位將領分別率領歐洲和亞洲的軍團，自恃兵強馬壯藐視他們的君王，也過分高估了自己的實力，竟敢在亞德裡亞堡和尼斯稱帝。這兩個叛亂事件發生在同一月份，他們的名字都叫尼西弗魯斯，但是這兩個覬覦帝位的人，可以用他們的稱號布裡恩尼烏斯和波塔尼阿特斯加以區別：前者的智慧和勇氣都有過人之處，後者只能仗恃過去的功績和威名。當波塔尼阿特斯極其謹慎而且步伐很緩慢地進軍時，他那積極進取的對手卻已經兵臨君士坦丁堡的城下。布裡恩尼烏斯的名聲顯赫，他的舉事獲得民心的擁戴，然而他的部隊不受軍紀的約束，在郊區大肆燒殺擄掠。原來準備歡迎叛軍的民眾，現在不僅抗拒這些殺人放火的強盜，而且要把他們趕出自己的國土。

民意和輿論的改變對波塔尼阿特斯有利，他獲得土耳其人軍隊的支持，終於接近卡爾西頓的海岸。君士坦丁堡的街道流傳出一個信息：正式的邀請已經以教長、宗教會議和元老院的名義發出。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圓頂下，召集各方人員開會，保持平靜和諧的氣氛，討論推舉國君的有關事宜。米凱爾七世的衛隊應該要驅散這些沒有武裝的群眾，但是軟弱的皇帝以謙恭和仁慈自許，願意捨棄皇家的紋章和權柄，讓尼西弗魯斯三世波塔尼阿特斯登基(公元1078年3月25日)，米凱爾七世獲得的回報是僧侶的服裝和以弗所大主教的頭銜。他留下一個名叫君士坦丁的兒子，養於帝王之家接受教育，還有一個女兒傳接杜卡斯家族的高貴血統，可以延續科穆寧王朝的繼承權利。


 (三)尼西弗魯斯三世波塔尼阿特斯(1078—1081 A.D.)

約翰·科穆尼努斯是艾薩克皇帝的弟弟，他用舉賢與能的氣量拒絕權杖以後，享有崇高的地位，過著平靜的生活。他的妻子安妮是一位具有大丈夫氣概和見識的婦女，給他生了8個兒女，3個女兒都嫁給了家世最高貴的希臘人，這些聯姻關係可以增加科穆尼努斯皇室的盟友。他的5個兒子當中，長子曼紐爾在幼年就已夭折；艾薩克和阿歷克塞能夠恢復家族的帝王偉業；2個最小的兒子阿德裡安和尼西弗魯斯，無須歷經艱辛危難，即可以安享榮華富貴。阿歷克塞在兄弟當中排行第三，最為傑出，無論在身體還是內心方面都承蒙上天賜予精選的稟賦。他們都受到通才教育的栽培，經歷過機運和逆境的磨煉，靠著羅馬努斯皇帝像父親一樣的照顧，這些年輕人才能免於土耳其戰爭的危險。然而他們的母親以及滿懷抱負的家人，受到指控犯下謀逆之罪，被杜卡斯的兒子放逐到普羅蓬提烏斯海的一座島嶼。2個兒子很快受到恩寵獲得釋放，分別在歐洲和亞洲與叛徒和蠻族作戰，追隨米凱爾七世的大業，一直到他被臣民遺棄黯然遜位。阿歷克塞第一次與波塔尼阿特斯交談時，用高貴的態度很坦率地說道：「陛下，我基於職責所在，過去只能與你為敵。上帝的旨意和群眾的要求使我成為你的臣民，從我過去反對的態度，可以推斷我在未來必然會忠心耿耿。」

米凱爾七世的繼承人對他不僅尊敬而且信任，運用他的英勇來對付3個叛徒，他們擾亂帝國的安寧或對皇帝形成威脅。馬澤爾、布裡恩尼烏斯和巴西拉修斯之所以能夠所向無敵，在於數量龐大的部隊和戰功彪炳的聲譽。他們接連在戰場被阿歷克塞擊敗，戴上腳鐐手銬被送到寶座前，在一個怯懦和殘酷的朝廷，他們無論受到哪種待遇，全都要頌揚戰勝者的仁慈和驍勇。然而科穆寧家族的忠誠，很快受到畏懼和猜忌的不利影響，在臣民和專制君主之間，很難產生感恩圖報之情，臣民會受到權力的誘惑而成為叛徒，君主則容易被指責是劊子手。阿歷克塞拒絕進軍對付第四個叛徒，因為那是他的姐夫，使得過去效忠皇帝的功績全部付之東流。波塔尼阿特斯的寵臣激起取而代之的野心，就進行莫須有的指控。兩兄弟實施撤軍行動來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自由。家裡的婦女全部留在聖所，暴君不敢侵犯這個地點。男人騎在馬上從城裡衝殺出去，豎起內戰的旗幟。他獲得勝利的美名現在卻受到冤屈，那些逐漸聚集在都城和鄰近地區的士兵，全部投效到這位領袖的麾下。

共同的利益和親屬關係使得兄弟兩人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過去他們依附杜卡斯皇室而無法自立，使得科穆寧家族產生爭執，現在艾薩克下定決心終於使問題迎刃而解，首先將皇帝的名號和紋章授給他的弟弟阿歷克塞。他們回師君士坦丁堡，採取威脅的姿態而不是選擇圍攻這個固若金湯的堡壘。衛隊的忠貞已經被收買，有一個城門受到奇襲，喬治·帕拉羅古斯勇氣百倍，據有整個艦隊，他起兵反抗自己的父親，並沒有料想到會給子孫帶來天大的福分。阿歷克塞一世登基稱帝(公元1081年4月1日)，年邁的競爭對手在修道院終了餘生。這一支由不同蠻族組成的大軍，只有讓他們洗劫城市他們才會感到滿足。科穆寧家族用眼淚和齋戒來為社會的騷亂求得贖罪和諒解，擁有帝國和宗教修行對他們而言永遠並行不悖。


 (四)阿歷克塞一世科穆尼努斯(1081—1118 A.D.)

安娜·科穆寧娜是阿歷克塞寵愛的女兒，曾經詳盡描述這位皇帝的生平，這樣做是為了表示孺慕之情的尊敬，同時也認為他的德行可以名垂千古。公主為使讀者不產生疑惑的心理，一再提出鄭重的保證，除了她個人所瞭解的狀況外，還從最值得尊敬的老兵那裡，找尋各種談話資料和書面文字，在經過30年的時間後，很多事情不僅受到忽略也為世界所遺忘。她處於悲慘的孤獨狀況，已經不存有希望和恐懼，敘述的事件或許真是赤裸裸的史實，比起她對父母的回憶感到更為親近和神聖。簡明的風格和筆調就可以贏得我們的信任，但是她卻並沒有這樣做，過於講究修辭和寫作的技巧，在每一頁中都透露出女性作者的自負和虛榮。阿歷克塞的德行就像一團模糊不清的星雲，真正的性格在其中喪失殆盡，用不朽的筆調寫出的頌詞和辯白，反而使我們產生猜忌的念頭，要對歷史學家的實情和英雄人物的功業提出質疑。無論如何，她寫出明智和重要的評述，我們不能加以否認，天下板蕩的時代造就了阿歷克塞的悲慘和光榮，天國的正義和前任的惡行所招致的災禍，全部在他統治的時期開始發作，給衰落的帝國帶來莫大的痛苦。在東方，獲勝的土耳其人擴展《古蘭經》和新月旗的統治，他們的馬蹄跨過波斯直到赫勒斯滂海峽；在西方，遭受驍勇善戰的諾曼人冒險犯難的侵略，獲得和平以後也不過片刻工夫，新來的族群又從多瑙河傾巢而入，他們的習性極為暴虐以致遭受相當的損失，但是熟悉戰爭的技巧以後獲得更大的報酬。海洋也和陸地一樣充滿敵意，邊疆受到明火打劫的敵人不斷進犯的同時，皇宮也為暗中的叛逆和陰謀活動而困擾不堪。

拉丁人在一個偶發狀況下高舉著十字架的旗幟，歐洲的力量開始向亞洲湧入，君士坦丁堡幾乎被這股奔騰的洪流衝垮，阿歷克塞在暴風雨中運用技術和勇氣牢牢掌控著這艘帝國之舟。他率領軍隊採取大膽的行動和熟練的策略，忍受辛勞困苦使作戰態勢向有利於帝國的方面發展，用百折不回的勇氣從敗北中重振勝利雄風。軍營的紀律已經恢復，領導者的身教和言教創造出新一代的人民和士兵。阿歷克塞以容忍的態度和狡詐的手段與拉丁人打交道，用洞察世事的眼光探索一個未知世界的新體制。後面我還要詳述這個最高指導方針，在第一次的十字軍東征中，能夠平衡宗教捍衛者的利益和熱情。在長達37年的統治期間，他對於敵手的嫉妒和猜忌，不是加以制服就是給予原諒。公眾的法律和私人的秩序都已恢復常態，創造財富和技藝的行業都受到大力的培育。帝國在亞洲和歐洲擴張疆域，科穆寧王朝的權杖被交到他的後裔手中，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然而時代的困境使他的性格呈現出若干缺失，他的事跡難免要受到公平的譴責，有的地方可能過於吹毛求疵。他的女兒對一個臨陣脫逃的英雄，經常給予過度的讚譽，難免會引起讀者的嘲笑。他面臨的處境是實力衰弱，事事都要審慎小心，使人誤以為他缺乏作戰的勇氣。同時他的政治手腕被拉丁人貼上欺騙和偽裝的標籤。男性血親和女性姻親的旁支都在不斷增加，興旺的家族可以使寶座更為光彩奪目，也可確保繼承權利的安全無虞。但皇室人員的奢華生活和傲慢態度，不僅觸怒了教長也耗盡了歲入，對於悲慘的人民更是最大的侮辱。

忠實的證人安娜說他為了關心公眾的生計，自己無法過幸福的日子，健康受到損害。在他那漫長而又嚴苛的統治之下，君士坦丁堡的容忍到達極限，阿歷克塞在逝世之前，已經失去臣民的愛戴和尊敬。教士不會原諒他運用神聖的財物去保衛國家，卻也稱許他在神學知識方面的淵博，以及對正教信仰的狂熱精神，而且他用言辭、著作和刀劍來保衛正統教會。希臘人的迷信使他的品格隨之墮落，從而可以看出他的人道思想產生一些矛盾的原則：例如皇帝為貧窮和殘疾的人員建立一所醫院，也曾下令將一名異端分子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廣場活活燒死。甚至就是他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德行，是否真實不虛也讓人感到懷疑，何況這些人終生追隨著他，深受他信任。在他臨死之前最後的時刻，受到妻子艾琳的壓迫要改變繼承順序，他抬起頭來，為著這個世界的空虛發出虔誠的祈禱。皇后氣憤的回答可以當作墓誌銘刻在他的墓碑上：「你這一輩子到死都是個偽君子。」


 (五)約翰二世卡洛約哈尼斯(1118—1143 A.D.)

艾琳的意願是要自己所喜愛的女兒安娜公主取代尚存於世的幾位兒子之中的長子。安娜通達人情世故，不會拒絕戴上皇冠以及隨之而來的重責大任。他們家鄉的親友則要維護男性繼承的次序，合法的繼承人從父親的手裡取走刻有皇家印記的指環，至於皇帝是昏迷不省人事還是尚有知覺也就在所不計，這樣一來帝國就服從於皇宮的新主人約翰二世(公元1118年8月15日)。安娜·科穆寧娜受到野心和報復的刺激，要用陰謀的手段奪取兄弟的性命。她的丈夫出於畏懼或顧忌，使得這個企圖無法得逞。她滿懷熱情地大聲疾呼，自然界對於兩性的能力發生誤植，布裡恩尼烏斯怎麼會被賦予婦人的個性。阿歷克塞的兩個兒子約翰和艾薩克，能夠維持手足的和諧之情，是他們這個家族遺傳的德性。弟弟艾薩克滿足於「塞巴斯托克拉特」的頭銜，高居於一人之下的地位，不過無法分享皇帝的權柄；約翰則幸運地將長子繼承權的要求和功勳結合起來，他有著黝黑的膚色、粗獷的面容和矮小的身材，讓人聯想到帶有諷刺意味的稱號卡洛約哈尼斯，本義為「英俊的約翰」，感激的臣民認為他的「心靈」配得上這個美名。

等到安娜的謀逆事件被揭發以後，根據法律的規定她要喪失性命和家財。皇帝的仁慈饒了她一命，但是他查看安娜的宮殿充滿華麗的裝飾和金銀財寶後，就把豐碩的抄家收穫賞賜給一些功勞顯赫的朋友。阿克蘇是約翰最受尊敬的友人，他的家世源於土耳其後裔的奴隸，竟敢婉拒皇帝的禮物，還要為罪犯求情，心胸開闊的君主讚譽寵臣的德行，也傚法他的舉動，於是一個受到傷害的兄弟所提出的譴責或抱怨之詞，成為犯下滔天罪行的公主僅有的懲罰。這種仁至義盡的風範使他在以後的統治期間，從未受到謀逆或叛亂的困擾。約翰為貴族所敬畏，也為人民所愛戴，無須為降低身份去懲治或寬恕出於個人利害的仇敵而感到痛苦。

約翰的統治長達25年，羅馬帝國在這段時期內廢止了死刑，人道主義的理論家最感快慰之事，莫過於創製施行仁政的法律，但是在一個龐大而充滿惡習的社會中，在實行的時候難免要與公共安全發生矛盾和衝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保持貞節、儉省的習性和清淡的飲食，賢明的馬可對於繼承人那種樸實無華的德行也不會漠然視之，這些是出自本性，並不是學校教育所能養成的。約翰認為拜占庭宮廷的富麗堂皇，完全是對人民的壓搾，也為理性的眼光所藐視，所以他抱著不屑為之的態度，要盡量減輕這方面的負擔。在這樣一位君主的統治之下，清白無辜的人無須感到畏懼，身懷一技之長的人的前途充滿希望，根本不用設置監察官這種暴虐的職位，對於君士坦丁堡無論是公眾還是私人的習俗和風氣，憑著他的作為可以逐步進行有目共睹的改革。這種實事求是的性格唯一的瑕疵，也是高貴心靈的脆弱之處，就是喜愛戰陣和軍事的光榮。「英俊的約翰」經常發起遠征的行動，但根據作戰的原則有其必要，那就是要把土耳其人驅離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魯斯海峽。

伊康的蘇丹被限制在他的首都不敢輕舉妄動，蠻族都被趕進山區，亞洲那些濱海的行省獲得解放，能夠享受為時短暫的幸福。從君士坦丁堡到安條克和阿勒頗，他率領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向前邁進，在這場聖戰的無數次圍攻和會戰中，一個希臘人崇高的尚武精神使得他的拉丁盟友感到極為驚訝。他開始懷著偉大的抱負要恢復帝國古老的疆域，像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邊界、敘利亞的主權和耶路撒冷的征服，一直縈懷在他的心頭。然而一樁奇特的意外事件，使得他喪失性命也斷送了公眾的幸福。他在阿納扎布斯山谷獵取野豬，擲出的標槍留在凶狠野獸的身上，在搏鬥當中一支染毒的箭矢從箭囊裡掉出來，他的手被劃破一個很小的傷口產生了壞疽，這使科穆寧王朝最偉大的君王命喪黃泉。


 (六)曼紐爾一世(1143—1180 A.D.)

「英俊的約翰」兩個年長的兒子早已夭折，還有艾薩克和曼紐爾承歡膝下，他基於判斷或出於私情要讓幼子接位，垂死君主的選擇獲得軍方的同意，他們對曼紐爾在土耳其戰爭中英勇的表現極為讚許。忠心耿耿的阿克蘇急忙趕回都城，要確使艾薩克本人受到很禮遇的監禁，同時用200磅白銀購買禮物，送給聖索菲亞大教堂的主要神職人員，在為皇帝舉行的神聖儀式中，他們的發言有舉足輕重的力量。曼紐爾在資深老兵和摯愛部隊的簇擁之下，立即回師君士坦丁堡，他的兄長艾薩克也就默認「塞巴斯托克拉特」的頭銜。臣民對於新任君王曼紐爾一世(公元1143年4月8日)的高大身材和軍人氣概表示讚美之意，帶著輕信的態度接受令人感到喜悅的承諾，說曼紐爾一世兼有老年人的智慧和穩重以及年輕人的活力和幹勁。在他統治下的帝國讓大家有非常清楚的認知，積極進取的作為已超過先帝，才華又與他的父親不分軒輊，然而約翰樂於交友的優點已隨之而去。37年的統治始終在從事一場持續不斷和變化多端的戰爭，用來對付土耳其人、基督徒以及越過多瑙河來自草原的各種遊牧民族。曼紐爾一世的軍隊被運用在陶魯斯山脈、匈牙利的平原、意大利和埃及的海岸以及西西里和希臘的海域，談判仲裁的影響力從耶路撒冷延伸到羅馬和俄羅斯，拜占庭帝國有一陣子成為亞洲和歐洲強權所尊敬或畏懼的對象。

曼紐爾一世雖然在東方的奢華環境中接受教育長大，卻像士兵一樣具有鋼鐵般的意志，生平的事跡除了英格蘭的理查德一世和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以外，很少有人夠格與之相提並論。談到他在武藝方面的實力和技能，雖然雷蒙(Raymond)號稱安條克的赫拉克勒斯，但還是無力揮舞希臘皇帝使用的長槊和盾牌。有一次舉行著名的馬上比武大會，他騎著一匹烈馬進入賽場，首次對陣就戰勝兩名強壯的意大利武士，第一位是在衝擊的奔馳中被打下馬來，另外一位只有不戰而退。他的朋友和敵人同樣擔憂，前者是顧慮到他的安全，而後者則關心自己。有次他把埋伏的兵力安置在樹林裡，就冒著危險騎馬前去找尋敵軍，只有他的兄弟和忠誠的阿克蘇陪伴在身邊，阿克蘇無論在任何狀況下都不願離開他的君王。經過一場為時甚短的交戰以後，18名騎士不敵逃走，但是敵人的數量不斷增加，援軍的前進緩慢而且極為懼怕，曼紐爾一世從500名土耳其人的騎兵隊中衝出一條血路，全身沒有受到一點損傷。在一場對抗匈牙利人的會戰中，他對於部隊的行動緩慢感到不耐，從縱隊的前面攫取一面鷹幟，他是第一個也可能是唯一一個衝過正好分隔兩軍戰線的橋樑的人。就是在同一個國度，等到他的部隊渡過薩沃河以後，他就把船隻全部打發回去，下達命令給部隊的指揮官，他要忍受痛苦留下來征服這片帶有敵意的土地，否則的話「不成功就成仁」。在科孚的圍攻作戰中，皇帝的座艦後面拖著一艘被俘的戰船，他站在高高的舵樓上，正對著來勢如雨的標槍和石塊，只有一面大盾牌和飄動的船帆提供掩護。要不是西西里的水師提督吩咐他的弓箭手要尊敬這位英雄人物，他逃不過大難臨頭的死亡。

據稱有一天曼紐爾一世親手殺死40個蠻族；他的馬匹後面拖著4個土耳其戰俘回到營地，他用繩索將他們綁在座鞍的圓環上；他甚至到隊列的前排去挑戰或接受一場單對單的搏鬥，那些像巨人一樣的勇士要與他交鋒，不是被無敵的曼紐爾一世用長矛貫穿身軀，就是被他用長劍砍下頭顱。流傳的故事提到他的事跡，種種的模式很像抄襲自騎士的羅曼史，難免要讓人懷疑希臘史書的真實性。我不會替他們的信譽辯護而使自己陷入困境，然而他們的編年史有長篇大論的記載，要是這種誇張的說法非常熟悉，那我會特別指出，成為刻意描述對象的君王只有曼紐爾一世。他的英勇猶如奮不顧身的士兵，並沒有兼具將領的用兵素養或明智審慎。他的勝利並沒有產生任何長遠或有益的征服，對土耳其作戰所獲得的桂冠，毀棄在最後一次時運乖戾的戰役中——在皮西底亞山區，他率領的大軍全軍覆沒，心胸開闊的蘇丹讓他僅以身免。

曼紐爾一世最奇特之處在於他的性格，是勤勞與慵懶、強壯和柔弱的對比和變化。他在戰爭中幾乎不知和平為何物，處於和平的歲月時顯然沒有進行戰爭的能力。他身處戰場就睡在驕陽之下或雪地之上，發揮個人和馬匹的耐力堅忍從事最長距離的行軍，面帶笑容分享軍營的飲食並且禁絕酒類。而只要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就立即順從自己的慾念過起奢華的生活，他的衣著、飲食和宮殿所耗用的經費，遠超過前面幾位皇帝的限度。整個夏日都無所事事，悠遊在普羅蓬提烏斯海風景宜人的島嶼上，與他的侄女狄奧多拉陷入亂倫之戀。

一位黷武好戰和放蕩淫樂的君王會產生雙重的費用，耗盡國家的歲入，只有加重人民的稅負。在最後一次土耳其戰役的悲慘情勢下，他從一名絕望士兵的口裡聽到最為苦澀的指責。他為瞭解渴，抱怨泉水中混雜著基督徒的鮮血，在隊伍裡有人大聲說道：「啊，皇上，你又不是第一次飲基督徒臣民的鮮血!」曼紐爾·科穆尼努斯結過兩次婚，分別是日耳曼貞節賢淑的貝爾莎或艾琳，以及美麗動人的瑪麗亞，她是安條克的法蘭西或拉丁公主。頭一位妻子只生了一個女兒，許配給匈牙利王子貝拉，用阿歷克塞的名字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等到完成他們的婚禮，就會把羅馬人的權杖轉移到一個喜愛自由和黷武好戰的蠻族。但是安條克的瑪麗亞給曼紐爾一世生了一個兒子，成為帝國的指定繼承人，貝拉被剝奪長子繼承權，同時也失去了所應許的新娘。然而匈牙利的王子恢復他的姓名和他父親的王國，展現出的豐功偉業使希臘人感到懊悔和羨慕。瑪麗亞的兒子被取名為阿歷克塞，曼紐爾一世的逝世使科穆寧王朝的光榮隨之而去，阿歷克塞二世(公元1180年9月24日)以10歲的年齡登上拜占庭的寶座。


 (七)阿歷克塞二世(1180—1183 A.D.)、安德洛尼庫斯一世(1183—1185 A.D.)

阿歷克塞一世兩個兒子的手足之情，有時還是會被利益和感情的衝突蒙蔽，身居塞巴斯托克拉特的艾薩克有爭奪大寶的野心，激起逃亡和反叛的行動，約翰二世的堅定和仁慈卻給予他改正的機會，將其赦免。艾薩克的錯誤為時甚短而且情節輕微，特拉布宗的皇帝都是他的兒孫，約翰是他的長子，竟然拋棄他所信奉的宗教。他的伯父約翰二世極為不滿，發出威脅的言辭，這種不知是否真有其事的侮罵激起他的震怒，他就離開國土逃到土耳其人的營地。他的背教改信獲得蘇丹的賞賜，後者將女兒嫁給他為妻，享有契列比或貴族的頭銜以及皇家產業的繼承權。在15世紀時，穆罕默德二世誇耀他的皇室血統來自科穆尼努斯家族。

安德洛尼庫斯是約翰的弟弟，同樣是艾薩克的兒子和阿歷克塞·科穆尼努斯的孫子，是那個時代名聲最為響亮的人物之一。他那些冒險犯難的事跡形成傳奇故事的主題，為了證明他相繼贏得3位皇室出身的貴婦人的芳心，我有責任要詳細描述這位幸運的愛人。強壯和英俊在他的身上形成最勻稱的比例，雖然舉止談不上文質彬彬，卻表現出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此外他還擁有剛毅的面貌、高大的身材、運動員的肌肉和軍人的風度。他靠著節制的飲食和不斷的運動，到了老年還能保持健康和活力。一片麵包和一杯水經常是他晚餐唯一的食物，如果他吃到野豬肉和鹿肉，也為自食其力感到驕傲，這是辛勞的追獵應得的成果。他精通各種武器的運用，根本不知畏懼，善辯的口才能說服他一生所遇到的所有人物，也能應付所有的狀況。他的風格很像聖保羅，雖然沒有那樣的實事求是，但還是很合乎潮流，要是他的行為釀成災禍，他會專心一意謀求解決，運用頭腦想出辦法，親自動手貫徹履行。

約翰二世崩殂之時，他還是個年輕人，隨著羅馬軍隊撤退，行軍通過小亞細亞時，不知他是受到欺騙還是遭遇意外，竟然獨自在山區裡漂泊，這個高明的獵手被一群土耳其獵人包圍，在沒有選擇或自願的狀況下成為蘇丹的戰俘，受到一段時間的拘留。他那出眾的德性和放縱的惡習，使他得到堂兄曼紐爾二世的賞識，能夠分享對方的冒險和歡樂。就在皇帝與他的侄女狄奧多拉住在一起，亂倫的行為已經眾所周知時，優多西婭是狄奧多拉摯愛的妹妹，受到安德洛尼庫斯的勾引而打得火熱。優多西婭不受禮法和地位的約束，樂意成為他的侍妾，不論是在皇宮還是軍營都能找到證人，他們親眼看見她睡在愛人的懷抱。她陪伴安德洛尼庫斯前往西裡西亞出任軍事長官，在這裡他第一次把勇敢和魯莽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他用無比的熱情迫使部隊圍攻莫普蘇埃斯提亞，白天進行大膽的攻擊，夜間則沉醉在歌舞聲色之娛中，一幫希臘的喜劇演員成為隨員中最受重視的團體。這時警覺性很高的敵人發起出擊行動，奇襲安德洛尼庫斯。他的部隊一時大亂四散奔逃，這時他用所向無敵的長矛，貫穿亞美尼亞人厚重的陣列。

等他回到設在馬其頓的皇家營地時，他就受到曼紐爾二世的笑臉相迎和私下的斥責，對於這個未能獲得勝利的將領，曼紐爾二世將納伊蘇斯、勃蘭尼塞巴和卡斯托裡亞這幾個公國賜給他作為酬勞或安慰的禮物。優多西婭仍舊隨著他到處移動。在一個深夜，她那些憤怒的兄弟對他們的帳幕突然發起攻擊，急著要用他的鮮血來為她的恥辱贖罪。安德洛尼庫斯有膽大包天的氣魄，拒絕她的勸告——穿上婦女的衣服來掩飾自己的身份。他從臥榻上面非常勇敢地跳起來，拔出佩劍，從大群兇手中殺出一條血路。安德洛尼庫斯早已犯有忘恩負義和大逆不道的行為：像是他與匈牙利國王和日耳曼皇帝，一直保持賣國求榮的通信聯繫；在可疑的時刻，他手裡拿著劍、戴著拉丁士兵的面具接近御帳，坦承懷著對深仇大恨的敵人進行報復的意圖；同時他還不假思考地讚許自己的坐騎有飛快的腳程，是逃走和確保安全最有用的工具。國君盡量掩飾對他的懷疑，但是等到戰役結束，安德洛尼庫斯遭到逮捕，被關進君士坦丁堡皇宮戒備森嚴的高塔。

他被關在這個監獄裡大約有12年，嚴密的看管使他感到極為痛苦，始終渴望自由的行動和歡樂的生活，不停激起他要逃離這座高塔的決心。他在孤獨之中經常處於沉思的狀態，注意到小室的角落有一些破裂的磚塊，他將之搬開，逐漸拓寬通道，發現一個黑暗而且被人遺忘的凹間，於是他鑽進這個洞穴，並且把剩餘的食物也帶過去，再將磚頭放在原處，很仔細地擦去所有的痕跡。等到守衛巡視的時候，發現獄室中寂靜無人頓時大為驚詫，帶著羞愧和畏懼的心情向上面報告了不可思議的越獄。皇宮和城市的大門立即關閉，對各行省下達嚴格的命令要抓回逃走的犯人.他的妻子被懷疑出力幫助，也被關進這座高塔。她在深夜看到一個幽靈出現，認出是自己的丈夫，他們分享他藏起的糧食。一個兒子就是這次暗中晤面的成果，這是他漫長的囚禁中唯一的安慰。看管一個婦女，獄卒的警覺心就會鬆弛，囚犯才能完成真正的脫逃，當他被發現以後又被抓住，全身腳鐐手銬被送回君士坦丁堡。

最後他又找到獲得自由的方法和工具，家中有個小廝將守衛灌醉，找到機會將鑰匙按在蠟上獲得模型，經過友人花費很大的力氣，將複製的鑰匙和一卷繩索放在一個豬頭的下面送進監獄。安德洛尼庫斯鼓起勇氣並用百折不回的精神，運用這些可以獲得自由的工具，打開牢門從高塔垂吊而下，白天躲在樹叢裡，到了夜間就爬過御花園四周圍繞的高牆。一艘船已經準備好來接應，他回到家裡見到自己的兒女，解開身上的腳鐐手銬，騎上一匹快馬，直接朝著多瑙河的方向疾馳。在色雷斯的安基阿盧斯，有一位義薄雲天的朋友供給馬匹和金錢。他渡過多瑙河，很快穿越摩爾達維亞的曠野和喀爾巴阡的山區，幾乎要抵達位於波屬俄羅斯的小鎮哈利茲，結果被一股瓦拉幾亞人在途中攔截，他們決定將這個重要的逃犯送回君士坦丁堡。他保持鎮靜和不動聲色的態度，使自己再度從險境中逃脫。夜間他從馬背下來以後就開始裝病，獲得允許可以不與他們的隊伍睡在一起，他將一根長手杖插在地上，將帽子和上衣掛在上面，然後偷偷溜進樹林。瓦拉幾亞人看到這個背影，一時之間認為他還留在原地。他從哈利茲被很隆重地接引到基輔，大公爵的府邸設在此地，狡詐的希臘人很快獲得耶洛斯勞斯的尊敬和信任。

無論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有多麼不同，就他的性格來說真是無往不利，在森林裡追獵麋鹿和黑熊時，蠻族都稱讚他的體力和勇氣。曼紐爾二世請求俄羅斯君王加入他的軍隊侵略匈牙利，對於身在北部地區的安德洛尼庫斯，皇帝答應寬恕他的罪行，只要他能促成此事。安德洛尼庫斯發揮他的影響力完成了重要的使命，他私下擬定條約，一方在簽署以後願意忠誠地信守誓約，另一方則故意忘記不予理會。這時他率領俄羅斯騎兵部隊，從玻裡斯提尼斯河向著多瑙河進軍。曼紐爾二世雖然還是懷恨在心，看到他的堂弟這種豪邁和放蕩的性格，難免產生憐惜之情，等到奪取澤姆林就下令給予他全面的豁免，因為只有他的英勇僅次於皇帝。

安德洛尼庫斯恢復自由回到故土以後，他的野心馬上又死灰復燃，自己首當其衝地遭到不幸，最後也給國家帶來災難。對於科穆寧家族更有資格繼承王位的男性而言，曼紐爾二世的女兒是一個阻力很小的障礙，但是她已經被許配給匈牙利的王子，使很多貴族喪失希望也引起皇室的成見，難免受到大家的反對。等到要對長子繼承權效忠宣誓時，只有安德洛尼庫斯大聲疾呼要維護羅馬姓氏的榮譽，拒絕承認這不合法的婚約，很勇敢地提出抗議反對收養一個外國人。他的愛國心觸怒了皇帝，在他提到這件事並引起民眾反感以後，皇帝立即免除他的覲見，給予保持顏面的放逐，讓他到西裡西亞邊區出任位階居次的軍事長官，被賦予全權可以支配塞浦路斯的稅收。擔任這樣一個職位，亞美尼亞人再度驗證了他的勇氣，同時也暴露了自己的玩忽職守。一個背叛者還沒弄明白安德洛尼庫斯的作戰方式，就被他從馬背上打下來，差點被他用未遇敵手的長矛戳死。

然而安德洛尼庫斯立即發現一個更為容易和愉快的征服方式，美麗的菲利芭是瑪麗亞皇后的姐妹，也是普瓦圖的雷蒙的女兒，雷蒙是安條克的拉丁君主。為了菲利芭，他把自己的職守拋諸腦後，將整個夏季都花在舞會和馬上比武上。菲利芭為了愛人，願意犧牲她的貞操、聲譽和門當戶對的婚姻。憤怒的曼紐爾二世痛恨家庭的榮譽受到侵犯，不讓他再過花天酒地的生活，安德洛尼庫斯遺棄輕浮的公主，讓她長吁短歎終日以淚洗面。這時他帶著一幫鋌而走險的亡命之徒，前往耶路撒冷朝拜聖地。他憑借家世出身、軍事聲譽和宗教狂熱，公開宣告是護衛十字架的鬥士，很快就讓教士和君王都受到蠱惑，希臘的君主委派他擔任貝裡圖斯的領主。這個地方位於腓尼基的海岸，有一位年輕漂亮的王后住在鄰近地區，不但是他的老鄉也是他的族人。狄奧多拉是阿歷克塞一世的孫女，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三世的遺孀，她在拜訪的過程中愛上了這個親戚，受到他的誘姦成為第三名被害人，公開的醜聞比起前面兩名更為羞恥。皇帝仍舊渴望報復，那些在敘利亞邊疆的臣民和盟友，不斷施加壓力要抓住這個逃犯，並且要把他的眼睛給挖出來。他留在巴勒斯坦已經不再安全，溫柔的狄奧多拉讓他知道已陷入險境，陪伴他一起逃走。現在整個東方全都認為耶路撒冷的王后是向他獻媚的侍妾，兩個私生子是活生生的證據，說明她的個性是如此的軟弱和癡迷。

大馬士革是他最早的庇護所，提到偉大的努爾丁和他的手下薩拉丁，就他們的立場和作為而論，迷信的希臘人應該學會去尊敬伊斯蘭教徒的德行。他以努爾丁友人的身份去訪問巴格達和波斯的宮廷，經過長途跋涉繞著裡海和喬治亞的山區走了一圈以後，最後定居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人中間，這些人是東羅馬帝國的世仇大敵。科隆尼亞的蘇丹非常友善地款待了安德洛尼庫斯、他的情婦和那幫無家可歸的兇徒。為了報答他們的恩惠，他經常入侵特拉布宗這個羅馬行省，搶劫戰利品和擄走基督徒，每次都能滿載而歸。在這些冒險犯難的故事裡，他喜歡把自己比作大衛，經過長久的放逐，能逃過惡人設置的羅網。皇家的先知(他竟敢為自己加上這個頭銜)藏匿在猶地亞的邊界，處於流亡的悲慘狀況下竟能夠殺死一個阿馬萊基特人，還對貪婪的納巴爾提出威脅要取他的性命，對自己的能力感到極為滿意。科穆寧家族王子遊歷的範圍非常廣闊，能把他的姓名和宗教所獲得的光榮遍佈整個東方世界。希臘教會批准一項判決，無法無天的浪子已經背離宗教的理念，雖然證實他受到逐出教門的處分，但是他從未棄絕基督教的信仰。

安德洛尼庫斯保持高度的警覺，逃避或是擊退皇帝公開和暗中的迫害，但因為他的女伴被囚，終於使得自己也落入陷阱。特拉布宗的總督突擊狄奧多拉的計劃獲得成功，耶路撒冷的王后和她的兩個兒子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在失去他們以後，他要忍受放逐生活漫長而又孤獨的痛苦。這名流亡者不斷哀求，獲得最後的諒解，於是投身在統治者的腳下，皇帝為降服桀驁不馴的人物而感到滿足。他俯伏在地上，聲淚俱下地悔恨過去一再反叛的罪行，也不敢擅自站起來，除非有信仰虔誠的臣民用暗中環繞著他頸脖的鐵鏈，把他拖到寶座的前面。這種非比尋常的懺悔在集會中發生效用，激起大家的驚愕和憐憫，教會和國家都饒恕了他的罪孽。曼紐爾二世還是不太放心，就將他的住處安置在離宮廷有一段距離的地方，那是本都的小鎮伊諾伊，位於黑海的海濱，四周是茂密的葡萄園。曼紐爾二世逝世和幼主登基所造成的混亂，很快使他的野心有機會得以施展，皇帝不過是12歲或14歲的兒童，沒有治理國家的勇氣、智慧和經驗。他的母親瑪麗皇后，將她自己和政府交給一個有著科穆寧姓氏的寵臣；皇帝的姐姐是另一位瑪麗，她的丈夫是意大利人，有愷撒的頭銜，使用陰謀手段對付她那討厭的後母，最後還激起一場叛變。所有的行省無人治理，首都陷入刀兵的火海，不過幾個月的惡行和軟弱就顛覆了一個世紀的和平與秩序。

君士坦丁堡燃起一場內戰，兩個對立黨派在皇宮的廣場上進行浴血的搏鬥，叛賊在聖索菲亞主座教堂抵擋正規部隊的圍攻作戰。教長盡力運用誠摯的宗教熱忱去治療公眾的創傷，最受尊敬的愛國人士都在大聲疾呼，皇帝需要一位監護人，對於引起災難的始作俑者進行報復，大眾異口同聲地讚譽安德洛尼庫斯的才能和德性。他在隱退之地，對於誓言的神聖責任裝出要慎重考慮的模樣：「要是皇室的安全或榮譽受到威脅，我要用最大的能力去揭發和反對這種錯誤和災禍。」他在與教長和大公的通信中，很適當地引用大衛的《詩篇》和聖保羅的書信，很有耐性地等待全民的呼籲，他們請求他去解救國家所遭受的危難。他從伊諾伊向著君士坦丁堡前進，人數很少的行列在不知不覺中壯大起來，變成人潮洶湧的群眾和軍隊。他在宗教信仰和忠於皇室這方面的表白，讓人誤以為是發自內心的言辭；他穿著簡單的外國服裝，主要是能表現出高貴的體態，建立貧窮和放逐的生動形象。所有反對的勢力在他面前迎風而降，等他抵達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時，拜占庭水師從港口駛出來，迎接和運送帝國的救星。聲勢浩大的潮流已經無法遏制，受到皇家寵愛的人員像是在太陽下取暖的蟲豸，一旦受到暴風雨的侵襲就消失無蹤。安德洛尼庫斯最關心的事是佔領皇宮覲見皇帝，將他的母親監禁起來，再去懲治她所重用的大臣，恢復公眾的秩序和社會的平靜。然後他去拜謁曼紐爾二世的墳墓，當他躬身保持祈禱姿勢時下令要旁觀者迴避，他們好像聽到一陣得意和報復的喃喃聲：

我的死對頭呀!雖然你把我趕出國門，讓我浪跡天涯，但現在我已經不再怕你了!你的遺體安放在七層圓頂之下，要醒來也得等待最後審判的號角吹響。現在輪到我把你的殘骸和你的後裔踩在腳下。

我們可以將他後來的暴虐統治歸咎於人的情緒和那個時代的習性，但他不可能把心中的秘密很清晰地表達出來。在他當政的頭幾個月，秘密的企圖用偽善的外表來加以掩飾，只能用來迷惑群眾的眼光。他為阿歷克塞二世舉行莊嚴的加冕大典，這位狡猾的監護人手裡拿著基督的聖體和寶血，發出最為熱忱的宣告，要為所敬愛的被監護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那些為數眾多的擁護者受到指使，提出堅決的主張：正在淪亡的帝國掌握在一個幼兒手裡，會帶來極大的危險；只有行伍出身的君主，才能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也只有對於國家機運和人情世故有長久的經驗，已經掌握統治的要領和方法，才能拯救羅馬人於水火之中；每個市民都有責任逼迫謙遜的安德洛尼庫斯勉為其難地接受保國衛民的沉重負擔。年輕的皇帝也被迫加入勸進的行列中，懇求他成為共治者實施聯合的統治。

安德洛尼庫斯登基以後，很快將阿歷克塞二世從最高的位階罷黜，讓他過著與外人完全隔絕的生活，並且證實教長的輕率聲明，說是阿歷克塞被監護人看管後，形同死亡。他那受到囚禁和處決的母親死在他的前面。在破壞她的名譽、激起群眾反對她的情緒以後，暴君用裡通匈牙利國王涉嫌叛國的罪名，起訴皇后，對其進行審判。安德洛尼庫斯的兒子是個有正義感的青年，公開宣佈他憎惡這種可恥的行為，3位法官非常正直，認為良心重於個人的安全，但是這個迎合上意的法庭根本不需要任何證據，也不願聽取辯護的言辭，最後給曼紐爾二世的孀婦定罪，她那不幸的兒子簽署死刑的判決。瑪麗亞被吊死後，葬身大海，在亡故以後還受到很大的傷害，侮辱的言辭最能冒犯女性的虛榮，那就是把她美麗的形象說得醜陋不堪。她兒子悲劇的下場也沒有拖延多久，最後還是被弓弦絞殺。暴君毫無憐憫或懊悔之心，在檢視無辜年輕人的屍體時，很粗魯地用腳去翻動，並且高聲喊道：「你的父親是個騙子，你的母親是個妓女，你自己是個笨蛋!」

安德洛尼庫斯成為帝國的監護人和統治者，把羅馬的權杖和罪行的報酬抓在手裡也不過三年半而已。他在位時期展現出惡行和德性非常奇特的對照，當他聽從情緒的指使時就運用刑責的手段，當他顧及理性的思考時就成為人民的慈父，他在處理司法案件時不僅公正而且苛刻，嚴禁發生可恥和有害的貪污行為。君王只要知道如何選擇人才，加上治亂世用重典的決心，所有的職位就會用最有資格的候選人去充任。搶劫遭遇海難船隻的貨物和人員是不人道的惡習，他通令整個帝國嚴加取締。長久以來受到壓迫或忽略的行省，現在恢復了繁榮和富足的局面。他的統治使遙遠的邊區都得到恩典，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同聲頌揚，同時也有證人在詛咒他那日夜不斷的殘酷暴行。

古老的諺語說得好：「一個人從受到放逐到奪回權力，就會渴望血腥的報復。」馬留和提比略就是最真實不過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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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洛尼庫斯用他的一生來踐行第三次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在他的腦海之中存放著一張列有仇人和敵手的黑名單，這些人詆毀他的優點長處，反對他的豐功偉業，羞辱他的不幸命運，他在放逐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就是有朝一日能對他們實施神聖的報復。首先他必須消滅年輕的皇帝和他的母親，緊接著重要的事就是要根絕他們的朋友，因為那些人會恨這個兇手，因此要想盡辦法來加以懲處。一再發生的謀殺事件，使他不可能得到原諒和寬恕。對於這些受害人有非常恐怖的敘述，他們慘死在毒藥或刀劍之下，海洋或火焰之中，風平浪靜的日子更能顯示出他的殘酷，這是沒有流血的一個星期，在他而言是非常罕見的休息時間。

暴君一直努力把部分罪行轉移到法律和法官的身上，但是等到摘下面具，他的臣民就不會再弄錯，他才是災禍的始作俑者。那些出身最高貴的希臘人，特別是爭奪科穆寧家族繼承權的後裔或親戚，趕快逃離這個惡魔的魔窟，尼斯、普魯薩、西西里或塞浦路斯成為他們的避難地。他們的出亡已經構成犯罪的行為，更因公開的叛變和僭用皇室的頭銜，成為十惡不赦的罪行。然而安德洛尼庫斯忍住一時之氣，不使用他那所向無敵軍隊的刀劍來鎮壓。尼斯和普魯薩還是降服並且受到懲罰，西西里人滿足於對帖撒洛尼卡的洗劫，塞浦路斯過於遙遠的距離對叛徒而言比對暴君更為不利。最後安德洛尼庫斯被沒有功績的敵手和沒有武裝的人民推翻。

艾薩克·安吉盧斯是阿歷克塞一世女兒這個世系的後裔，皇帝出於審慎或迷信起見，已經給他打上受害人的印記。安吉盧斯處於絕望的時刻，為了保護自己的性命和自由，殺死劊子手，逃到聖索菲亞大教堂。聖所逐漸擠滿好奇和憂傷的群眾，他們都會落得同樣的下場。但他們的哀慟很快轉變成詛咒，最後產生威脅的語氣，他們充滿勇氣地質問：「我們為什麼要害怕？我們為什麼要屈服？我們有這麼多人，而他只是一個獨夫，就是因為要忍耐才讓我們受到束縛，成為他的奴隸。」到了天亮，整個城市發生大規模的叛亂，監獄都被打破，就是生性冷漠和卑躬屈節的人士，也都揭竿而起要來保護自己的國家。艾薩克以科穆寧家族的名義，在聖所直接登基稱帝(公元1185年9月12日)。暴君並沒有感到大難臨頭，因為他早已經離開城市，為了消除政務的勞累，留在普羅蓬提烏斯海令人心曠神怡的島嶼上。他與愛麗斯或阿格尼斯締結很不適宜的婚約，愛麗斯是法蘭西國王路易七世的女兒，也是命運乖戾的阿歷克塞二世留下的未亡人。他的伴侶是年輕的妻子和受到寵愛的侍妾，這種做法只符合他的脾氣而非他的年齡。

安德洛尼庫斯聽到示警的消息就毫不考慮地趕回君士坦丁堡，急著要用血腥的手段來鎮壓這些罪行，但是他為皇宮的寂靜、城市的喧囂和民眾的背離而感到驚愕不已。他正式宣佈要大赦臣民，他們絲毫沒有意願接受他的寬恕，也不願寬恕他。他提出禪讓的主張，由他的兒子曼紐爾接位，但是兒子的德行無法償還父親的罪惡。敞開的海洋可以供他撤離，但是發生革命的信息沿著海岸迅速傳播，當畏懼之心消失，就沒有人願意俯首聽命。一艘全副武裝的雙桅戰船趕上並捕獲了皇家的座艦，暴君被拖到艾薩克·安吉盧斯的面前，戴著腳鐐，還有一條很長的鐵鏈鎖住他的頸項。他的狡辯和女性同伴的眼淚，都無法挽回他的生命，但是新登基的國君並沒有按規定合法地處死他，而是把罪犯送給無數受害者去發落，有那麼多人被他奪去父親、丈夫和友人。他的牙齒、頭髮、一隻眼睛和一條手臂，要從他的身體裡拿走或切除，使得這些受到損失的家庭獲得最低程度的補償，同意給予他短暫的緩刑，好使他感受更為痛苦的死亡。

安德洛尼庫斯被放在一匹駱駝的背上，根本不考慮會有被救走的危險，然後開始在城市中進行遊街示眾，就是群眾中最卑賤的階層，也能對著失勢的君王，享受踐踏和侮辱帶來的快感。經過數以千計的毆打和施暴以後，安德洛尼庫斯被倒吊在兩根柱子的中間，這兩根柱子上面分別有一隻狼和一頭母豬的雕像。每一雙手都可以對國家的公敵施與花盡心思和極其獸性的酷刑，一直到兩名表示善意或憤怒的意大利人，拔出劍來刺進他的身體，讓他從公眾的懲罰中獲得解脫。在如此長久和極端的痛苦中，只有一句話從他的口裡溜出：「主必會憐憫我!為什麼你一定要打痛一根將斷的蘆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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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暴君的痛恨消失，對人的惻隱之心浮現。我們又何必非要責備他是那樣的怯懦，以為遜位下台就會安然無事，這個希臘的基督徒早已不再是他生命的主宰。


 七、艾薩克二世安吉盧斯登基後的發展(1185 A.D.)

我出於好奇心，已經詳述了安德洛尼庫斯非常特殊的性格作風和冒險事跡，但是我必須結束自赫拉克利烏斯時代以來，對這一系列希臘皇帝的評論。從科穆寧家族這根主幹所衍生的旁支，都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枯萎，只有安德洛尼庫斯的後裔得以延續男性的世系，在公眾的暴亂中篡奪了特拉布宗的統治權，對於這件事歷史很少記載，但在傳奇故事中極為出名。君士坦丁·安吉盧斯是菲拉德爾菲亞的普通市民，在與阿歷克塞皇帝的女兒結婚以後，獲得了財富和地位，以此出人頭地。他的兒子安德洛尼庫斯以個性怯懦而知名於世，他的孫子艾薩克懲處暴君繼位稱帝。艾薩克二世的惡行以及他兄弟的野心勃勃，使得他遭到被廢的下場。手足鬩牆的後果是引來拉丁人佔領君士坦丁堡，使得東部帝國處於第一個沒落時期。

要是計算這些朝代的數量和紀年，就會發現在600年的時間裡有60位皇帝。在被授予奧古斯都頭銜的統計表中包括一些女性的統治者，當然也要扣除若幹不被承認的篡奪者，還有一些未能在生前獲得繼承權的王侯。每個皇帝的平均統治時間大約是10年，遠低於艾薩克·牛頓爵士來自《年代記》的數據，他從比較近代或正規的君王所獲得的資料中，認定大致一個普通的朝代統治的期限在18到20年。拜占庭帝國只要默認世襲的繼承權利，就會造成最平靜和最繁榮的局面。赫拉克利烏斯、伊索裡亞、阿摩裡亞、巴西利安和科穆寧這5個王朝，享用和傳承皇家的世襲產業，分別為五代、四代、三代、六代和四代之久，有若干君王計算他們的統治年代是從幼兒時期開始，君士坦丁七世和他的兩個孫兒在位長達一個世紀。但是在拜占庭兩個王朝的更替期，繼承的速度會加快而且會產生中斷的現象，一個順利的接位者會被另一位更為幸運的競爭者完全頂替。有很多條路徑可以通達皇家權勢的頂峰，反叛的架構為陰謀分子的打擊所顛覆，也為暗中進行的詭計所破壞。那些受到士兵或人民、元老院或教士、婦人或宦官寵愛的人，能夠輪流交替稱帝。他們登基的手段都很卑鄙，通常會受到藐視，並以悲劇的下場告終。

每一個自然的生命通常會被賦予同樣的才智，但是如果給予其更長的生存期限，就會對於人類野心的罪行和愚蠢，投以憐憫和輕視的笑容。這種野心相當於在短暫的時間內，攫取鏡花水月和曇花一現的自我滿足。因此歷史的經驗是要針對我們的智能視域，提升或是擴大它的範圍和極限。寫成這部作品花費不了多少日子，讀完也用不了多少時辰，然而600年的光陰轉瞬而過，人的壽命或朝代的存續時間像是白駒過隙。墳墓的位置就在寶座的旁邊，功成名就的罪犯幾乎緊接著就喪失他的獎賞，只要我們存在著不朽的理性，就會藐視60個皇帝的幽靈，這些幻影從我們眼前一晃而過，就是在我們的記憶裡，也只留下很微弱的印象。在任何時代或是地域都可以觀察得到，野心對於類似的支配力量產生誘導的作用，可以使哲學家減少他的驚愕，但是當他指責人類的虛榮心時，也要探討一下，想要獲得或掌握統治權杖的普遍野心背後有何動機。

提到拜占庭的皇帝，就絕大部分而言，我們沒有道理說他們珍惜名聲和熱愛人類。約翰·科穆尼努斯的德性是如此仁慈和純潔，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一位。至於那些名聲顯赫的君主，無論是在約翰二世之前還是以後，都是運用個人的機智或勇敢，採取利己的策略，踏上一條扭曲而血腥的道路。仔細觀察伊索裡亞人利奧、巴西爾一世和阿歷克塞·科穆尼努斯以及狄奧菲盧斯、巴西爾二世和曼紐爾·科穆尼努斯那些帶有缺陷的性格，我們對他們的尊敬和譴責幾乎可以扯平。至於其餘的皇帝，僅有的期望就是後代子孫能將他們遺忘。他們的野心所要達成的目標難道是個人的幸福？我無須詳述悲慘的國王這個世俗的話題，但是我一定要說明他們所處的狀況，就整體而言是充滿恐懼和絕望的。

由於當時存有相互對立的情緒，比起現代世界和平與堅實的特質，古代有更大的變革空間，所以目前要出現亞歷山大的勝利或是大流士的滅亡，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拜占庭君王之所以特別不幸，在於他們暴露在國內的險惡環境之中，這其間並沒有外國入侵的明顯徵兆。安德洛尼庫斯從豐功偉業的高峰，突然墜入更為殘酷和可恥的死亡，他的下場還不如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但在他前面的最榮耀的皇帝同樣對敵人不抱希望，對臣民感到畏懼。軍隊的紀律廢弛喪失，尚武精神，國家的動亂頻繁棄絕自由權利。東方和西方的蠻族對帝國形成兩面夾擊，要等到首都最後遭受奴役，才不會再有行省的淪陷。

這一系列的羅馬皇帝，從最早的幾位愷撒到最後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延續了1500多年，漫長的統治時期沒有因被外國人征服而中斷，已經超越古代各國的狀況，像是亞述人或梅德人，以及繼承居魯士或亞歷山大的後續各朝皇帝。


 第四十九章 圖像崇拜的儀式及其所受之迫害 意大利和羅馬的叛亂 教皇的世俗主權統治 法蘭克人據有意大利 圖像崇拜的建立 查理曼大帝的性格作風及其加冕 西羅馬帝國的光復及式微 意大利脫離後自主 正式確立日耳曼王朝帝系(726—1378 A.D.)


 一、基督教的圖像崇拜和埃德薩的聖像

談到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我認為前者不僅聽命而且要從屬於後者，這是一個合理而有利的原則，要是事實的確如此，那麼在敘述時，同樣要把它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之事。諾斯替派的東方哲學淪入宿命論和天賜恩典的黑暗深淵，領用聖餐是基督的肉體從象徵到實質的奇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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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些留給沉思的神學家，讓他們去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慾。但我將帶著勤勉的態度和愉悅的心情，評述教會史的重大事件，像是基督教的傳播、正統教會的制度、異教的覆滅、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的神秘爭論所衍生的多個教派，這些都是對羅馬帝國的衰亡產生了直接影響的事件。在這些範疇之中，我們認為聖像的崇拜居於首要位置，在八九世紀引起激烈的爭執。一個與群眾迷信有關的問題，竟然會引起意大利的叛亂、教皇建立世俗的權力，以及羅馬帝國在西方的復興。

原始基督徒對於聖像的製作和濫用極為厭惡，而這種方案可能是由於他們是猶太人的後裔，以及他們對希臘人的敵對情緒。摩西律法嚴格禁止用任何形式來代表「神」，這種概念穩固建立在上帝選民的原則和踐行之中。基督教辯護士竭盡才智去指責愚蠢的偶像崇拜者，說他們對著自己用手製作的東西打躬作揖。青銅和大理石的神像要是真有靈性和魔力，應該離開基座對著有創作天才的藝術家頂禮膜拜。早期那些諾斯替之流的教派，以及不夠完美的新入教者，會把加在亞里士多德和畢達哥拉斯身上的虛榮，奉獻給基督和聖保羅的雕像；但是正統基督徒的公開宗教儀式，始終保持簡單和屬靈的風格。

公元300年，伊利貝里斯的宗教會議發出譴責，首次注意到圖像使用的問題。在君士坦丁繼承人的統治之下，意氣風發的教會處於和平與奢華的環境，那些頗有見識的主教為了群眾的利益，只有縱容這種舉目可見的迷信行為。等到異教絕滅以後，他們不必再擔心迷信與異教之間的可憎對比，因此對他們也未加限制。最早具有象徵意義的崇拜行為，即對十字架和聖徒遺骸的尊敬。常被懇請給予說項和求情的聖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邊，然而人們全都相信，仁慈博愛和超乎自然的恩澤，不停地撒在他們的墳墓上面，虔誠的朝聖客只要前來朝拜、觸摸和親吻這些無生命的遺骸——他們的德性和苦難所遺留的紀念物，就會毫無問題地分享這些恩澤的賜福。有一種紀念物是形體和面貌的複製品，經過畫家和雕塑家的手精製而成，比起故世賢德之士的頭骨或草鞋更能引起大家的興趣。不論是哪個時代，這種複製品受到世人的熱愛和珍視，基於個人的友誼或公開的尊敬，能夠滿足人類感情的需要。羅馬皇帝的紀念圖像便一直受到政府和宗教榮譽的推崇。一種不過於誇張而又誠摯的敬愛，被施加於賢明哲者和愛國人士的雕像之上。

這些異教的德行、這些光輝的罪過，在神聖的人物面前就會自慚形穢，因為只有他們在死後才享有永恆的天國。在開始時，這種實驗還只是非常小心謹慎地進行著。這些受到尊敬的圖像，被謹慎地使用於教導愚蠢無知的人，喚醒生性冷淡的人，滿足異教改信者的偏見。歷經緩慢而又無可避免的發展過程，對原身和實體榮譽的崇拜被轉移到對複製品的崇拜，虔誠的基督徒都在聖徒的圖像前面禱告，異教儀式中的跪拜、燃燭、燒香都偷偷進入正統基督徒的教堂。理性或虔誠的考量被幻覺和奇跡的證據壓制得噤若寒蟬，那些能說話、能移動和能流血的神像，必然被賦予不可思議的力量，非常適合成為宗教崇拜的對象。無限的聖靈和永恆的天父，瀰漫並支撐起整個宇宙，最大膽的畫筆試圖用形狀和顏色將之描繪出來，免不了害怕得兩手發抖。對於畫出來的天使加以崇拜，迷信的心靈很容易與其融和成為一體，尤其是還有神的兒子，到達世間以後就用人體的形象，他們更敢於如法炮製。三位一體的第二神格被賦予真實和凡人的肉身，但是肉身已經升到天國，要不是門徒親眼看到一些相似的容貌，後來的聖徒憑著可見的遺骨和肖像，很可能會抹去對基督的精神崇拜。聖母瑪利亞從類似的縱容中獲得好處，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沒有人知道她葬在何地，她的靈魂連同肉身一同進入了天國，無知的希臘人和拉丁人全都接受這種臆測。圖像的運用和崇拜在公元6世紀末葉之前已經穩固建立，充滿激情和幻想的希臘人和亞洲人更是如癡如醉，萬神廟和梵蒂岡裝飾著新迷信的標誌。只有粗魯的蠻族和西部的阿里烏斯派教士，對於這種近乎偶像崇拜的做法漠然視之。遍佈於古代寺廟之中的青銅或大理石製作的大型雕像，則非希臘基督徒的想像或良心所能接受的。平面的彩色圖像受到肯定，視為更適切而又無害的倣傚模式。
[7]



複製品的優點和效果在於和原物的雷同神似，但原始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兒子、他的母親和他的使徒的真正容貌。巴勒斯坦的帕尼阿斯留存著基督雕像
[8]

 ，可能是某一位塵世的拯救者。諾斯替派和褻瀆神聖的紀念物受到斥責，基督教藝術家靠著暗中倣傚異教的模型獲取靈感來源。在這種痛苦的創造過程中，大膽而巧妙的發明可以確保形象的逼真以及崇拜的無罪。

在一個眾所周知的敘利亞傳聞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神話上層結構。這個傳聞是有關基督和阿布加魯斯的通信聯繫，在歐西比烏斯時代廣為流行，受到現代辯護士的忍痛拋棄。那就是當年愷撒裡亞的主教
[9]

 記錄有關基督的信函
[10]

 ，卻非常奇特地忘記了那幅基督畫像
[11]

 ——完美顯現在亞麻布上的一張基督的臉。主教通過這幅畫，堅定了懇求他治病的出身皇室的外鄉人的信仰，同時將它放在防備森嚴的城市埃德薩，免得遭受猶太人惡意的破壞。原始基督徒對此事一無所知，因為這幅畫像封存在一座神龕的牆壁裡，在被遺忘500年以後，一位頗有見識的主教將其取出來，及時供熱誠的信徒頂禮膜拜。這幅畫像最早也最顯赫的事跡，是將該城從科斯羅伊斯·努息萬的武力威脅中解救出來，把神的承諾當成受到尊敬的誓言——埃德薩永遠不會被外敵攻佔。然而，普羅科皮烏斯的原文把埃德薩的兩次獲救，歸功於市民的財富和英勇，他們一方面花錢買通對方，同時擊退波斯國王的攻擊。這位信奉異教的歷史學家對於下述這段證詞一無所知，卻被寫進了埃法格裡烏斯的教會記錄：埃德薩被圍攻時，將保護神雅典娜神像送上防壁，用來澆熄火焰的水濺到神聖的面孔，這樣一來不僅沒有使火熄滅，反而火上加油燒得更大。

埃德薩的基督像自從立下大功以後，市民滿懷感激之情，非常恭敬地將其保存起來。亞美尼亞人拒絕接受埃德薩的傳說，更為輕信的希臘人尊敬非常逼真的畫像，認為其完全出於神靈的創造，絕非凡夫的手筆。一首拜占庭讚美詩的風格和內涵可以表達他們的感情，遠非粗俗的偶像崇拜可以妄加比擬的：

主的仁慈將恩惠普及萬民，

畫像帶著光被四海的典飾；

天國的聖徒都要低首垂目，

凡夫的肉眼怎敢凝眸而視？

上帝用無瑕的手親自製作，

盡善盡美的畫像完全神似；

信徒用畏懼和敬愛來事奉，

全心全意蒙受聖靈的賞賜。

在公元6世紀結束之前，這些「無手之繪」(希臘文中是一個單字)
[12]

 的畫像，在東部帝國的軍營和城市中到處流傳，不僅是崇拜的目標也是奇跡的工具。在發生危險或出現騷亂時，可敬的畫像只要張掛出來，就能使羅馬軍團恢復希望，激起勇氣，或者壓制怒火，愛護民眾。這些圖畫之中絕大部分經過人手的複製，只能求得大致的雷同而已，也不能具名出於何人的手筆。但是這些畫師之中有些人的出身較高，能夠直接接觸到原作獲得神似之處，在技術方面更為精進，達到奇妙而又豐富的成效。最具野心的期望是要通過埃德薩的畫像使子女之孝變成手足之情，正如羅馬、西班牙或耶路撒冷印有耶穌像的汗巾，那是基督在痛苦和流血的情況下，用來擦拭他的面孔的，之後被交給一位聖潔的貴夫人。這個富有成效的先例很快被應用於聖母瑪利亞、聖徒和殉教者。在巴勒斯坦的狄奧波裡斯有一座教堂，上帝之母
[13]

 的容貌被深深刻在一根大理石柱上。東部和西部都用聖路加的筆來裝飾，那位福音書的作者或許是一個醫生，被迫從事畫家的職業，在原始基督徒的眼中，竟然是那樣的褻瀆和可惡。荷馬的繆司和菲迪亞斯的鑿子創造出奧林匹斯山的約夫，可能在哲學的心靈中激起暫時的虔誠。然而這些正統基督徒的畫像，是在鑒賞和天才最為沒落的時期，由那些僧侶畫匠毫無章法地塗抹而成。
[14]




 二、「聖像破壞者」利奧和對僧侶的迫害行動(726—840 A.D.)

圖像崇拜在不知不覺中偷偷溜進教會，其中每一小步在迷信的心靈看來都是可喜的做法，不僅無罪而且被欣然接受。但是在公元8世紀初期，那些較為膽怯的希臘人開始擔心，他們打著基督教的幌子要恢復祖先的宗教。他們帶著悲哀和焦急的心情聽到偶像崇拜者的稱呼，這是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不斷加在別人頭上的罪名。
[15]

 摩西的律法和穆罕默德的《古蘭經》對雕刻的神像和所有相關的禮拜儀式，都帶著刻骨銘心的仇恨。一直處於奴役狀況的猶太人，可能會緩和他們的狂熱，減弱他們的權威；但是意氣昂揚的伊斯蘭教徒，他們統治著大馬士革，威脅著君士坦丁堡，在譴責的天平上加上真理和勝利所累積的重量。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城市，都用基督、他的母親和聖徒的像來加強防衛的力量。每個城市出於希望和承諾，認為可以獲得奇跡的保護。在10年快速征服的過程中，阿拉伯人佔領這些城市，也奪取這些圖像，在他們看來，對這些木雕泥塑的偶像到底是尊敬還是鄙視，真主已經宣示了最後的判決。埃德薩有段時間曾經抗拒波斯人的攻勢，但這座被選定的城市即基督的配偶，最後依然遭遇了毀滅的命運，神聖的圖像成為不信者的奴隸和戰利品。

經過300年的奴役之後，虔誠的君士坦丁堡總算收回埃德薩的守護神雅典娜像，條件是1.2萬磅白銀、200名伊斯蘭教徒的贖金，以及埃德薩地區的永久休戰。
[16]

 在這個悲痛和驚慌的時刻，僧侶費盡口舌要為圖像辯護，證明絕大部分東部人的罪孽和分裂，使得寶貴的象徵喪失賜予的恩典，失去應有的效能。然而這些僧侶現在遭到反對，很多簡樸而理性的基督徒發出不滿的聲浪，要從經文、事實和原始時代去找證據，而且在暗中渴望教會進行改革。圖像崇拜從來沒有受到明確和通用的法令的肯定，在東部帝國的發展有所延遲或加速，全視個人或習俗的差異性、當地的文明程度以及主教的行事性格而定。首都民眾的輕浮作風和拜占庭教士的創作天才，難免帶著愉悅的心情珍視外表輝煌的崇拜行為，然而在荒涼和遙遠的亞細亞邊區，對於神聖而又奢侈的變革一無所知。教徒眾多的諾斯替派和阿里烏斯派在改信以後，始終維持分裂前所奉行的簡單宗教儀式。亞美尼亞人是羅馬最為好戰的臣民，在12世紀時看到圖像還是無法容忍。
[17]

 這些不同教派的人產生大量的偏見和嫌惡的情緒，就色雷斯或安納托利亞的村莊來說還不打緊，但是一名軍人、一位教士或一個宦官的命運，經常會與教會和國家的權力息息相關。

投身諸如此類的冒險活動，最幸運的人要算皇帝利奧三世
[18]

 。他從伊索裡亞山區登上東部帝國的寶座，不知道什麼是神聖，什麼是褻瀆，但是他的教育和理性，也可能是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交往，使這位好戰成性的農夫養成對圖像的仇恨。一個君王有責任把自己的思想觀念，用教誨的形式灌輸給所有的臣民，然而在統治初期的不穩定狀況下，經過10年艱辛而又危險的歲月，利奧不得不扮演偽善的姿態，跪拜在他所藐視的偶像面前，每年都公開宣示正教信仰和宗教熱忱，使羅馬教皇的願望獲得滿足。在進行宗教革新的過程中，開始的步驟不僅溫和而且謹慎。他召開一次盛大的會議，元老院的議員和教會的主教全部參加，在大家的同意之下設立規定，把所有的圖像從聖所和祭壇移走，放置在教堂適當的高處，可以讓民眾很清楚地看到，卻不能用來進行迷信的活動。可是現在雙方已經產生尊敬和憎惡這種快速而又敵對的衝動，要想加以遏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神聖的圖像居於崇高的地位，仍然感化著會眾，並對暴君進行譴責。利奧自己為抗拒的態度和抨擊的言論所激怒，擁護他的人也指責他沒有善盡職責，敦促他要學習猶太國王的榜樣，可以毫無顧慮地一拳擊碎神廟裡的銅蛇。他在第二道詔書中，明令禁止保留和運用一切宗教圖像，君士坦丁堡和各行省的教堂全面清除偶像崇拜，毀棄所有的基督、聖母和聖徒的畫像，或是在建築物的牆壁上刷上一層泥灰。

這個「聖像破壞者」所形成的派別，受到6位皇帝宗教狂熱和專制手段的支持，東部和西部陷入一場長達120年喧囂不斷的衝突之中。伊索裡亞人利奧的計劃是以基督教大公會議之名名正言順地宣佈，否定圖像是標明信仰的一個條件，然而會議的召開最後只能留給他的兒子君士坦丁去執行。
[19]

 然而儘管獲得勝利的頑固分子把那次會議稱作傻瓜笨蛋和無神論者的鬧劇，他們自己提出的懷有偏見和支離破碎的議案，同樣透露出很多理性和虔誠的跡象。在君士坦丁堡郊區召開的大公會議，能夠接納各行省宗教會議的論點和信條，參加人員的數目值得肯定，包括歐洲和安納托利亞的338名主教。因為安條克和亞歷山大裡亞的教長已經是哈里發的奴隸，羅馬教皇要意大利的教會和西部與希臘人劃清界限。這一次的拜占庭宗教會議自認擁有第七次大公會議的權力和地位，然而這個稱號只是對前六次大會的承認，過去辛勞的工作建立起正統基督教會的信仰。經過長達6個月的討論以後，338位主教在毫無異議之下簽署了一份信條，除了聖餐儀式以外，基督所有可見的象徵全部都是褻瀆行為或異端邪說，圖像崇拜是基督教的敗壞和異教的復興。所有與偶像崇拜有關的紀念物都要被銷毀和清除，任何人拒不交出私下進行迷信活動的物品，就等於是違抗教會和皇帝的權威和法令。與會的主教發出忠誠的歡呼，讚美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塵世建立莫大的德業，他們把消除他們宗教上的不滿的工作交託給他，憑著他的熱情和正義感去做。在君士坦丁堡，也與前幾次大會一樣，君主的意願是主教信仰的准據。只是我對這一次的情況有點懷疑，大多數的高級教士在希望和畏懼的誘惑之下，會犧牲內心的良知。在瀰漫著迷信的長夜，基督徒偏離了福音的簡單教義，而且他們已很難找到回頭的線索，沿著它走出混亂的迷宮。

圖像崇拜就虔誠的愛好而言，一定會與十字架、聖母、聖徒和他們的遺骨混雜在一起，根本無法分離。聖地上瀰漫著奇跡和顯靈的濃霧，心靈、好奇和懷疑的神經，都因為習慣於服從和信任而變得麻痺而失去感覺。君士坦丁五世自己也蒙受指責，說他過分放縱皇家的權力，竟然會懷疑、否認或訕笑正統教會的神秘儀式
[20]

 ，然而這些卻銘刻在主教公開和私下的信條裡。這個膽大包天的「聖像破壞者」，可能心中暗懷莫大的恐懼，攻擊普遍受到崇敬的對象，那就是在上天獲得尊榮的保護神。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中，自由和知識增長了人類的才智，對革新的渴望取代了對古代的尊崇。活力充沛的歐洲藐視那些幢幢的魅影，因病態和奴性而衰弱的希臘人曾經為之驚懼不已。

抽像的異端邪說只能靠著教會的號角向人民傳播詆毀的聲音，即使最無知的人也可以體會、最冷漠的人也能感覺到可見的神明遭到褻瀆，已經漸趨沒落。利奧三世最初的敵意是直接對著高高在上的基督發出的。基督聖像被安放在皇宮大門的前廳，雲梯已經架起來便於將其取下，但是一群狂熱分子和婦女，像是發瘋般用力搖晃雲梯，就在他們虔誠的晃動中，看到褻瀆神聖的大臣從高處跌落，一一摔死在磚鋪的地面上，古代殉道者的榮譽被這些因謀殺和造反而罪有應得的罪人玷污。
[21]

 君士坦丁堡和行省不斷發生動亂，使得皇帝的詔書無法被執行，利奧三世本人也身處險境，他的官員遭到屠殺，靠著政府和軍隊使用諸般手段運用權力，才將民眾的宗教狂熱給壓制下去。

多島之海可以被稱為聖海，很多島嶼上到處都是圖像和僧侶，他們的信徒對於基督、聖母和聖徒的敵人，毫不猶豫地棄之如敝履。他們武裝起一支包括多種類型船隻的艦隊，展開受過祝福的神聖旗幟，大膽地航向君士坦丁堡的海港，要把受到上帝和民眾寵愛的接班人，安置在這個城市的帝座上。他們完全依靠奇跡的援助，然而宗教的奇跡敵不過「希臘火」的威力，等到艦隊被擊敗陷入烈焰之中，毫無防守能力的島嶼只有任憑征服者處置。利奧三世的兒子在登基的第一年，發動了一次對付薩拉森人的遠征。皇帝的親戚阿爾塔瓦斯德斯是正統基督教信仰的護衛者，趁著他不在，正好施展野心勃勃的企圖，一舉佔領首都、皇宮和帝座。圖像崇拜在獲得勝利後又重新恢復，教長拋棄偽裝的姿態顯現出真正的面目，在新舊兩個都城，篡奪者的主權要求全都獲得承認。

君士坦丁五世逃到父執輩的山區尋求庇護，接著率領大膽而熱情的伊索裡亞人下山，最後的勝利使宗教狂熱分子的武力和預言全部破滅。君士坦丁五世在位的時間很長，要全力對付動亂、叛逆、密謀、仇恨和血腥報復，他的敵手只是拿圖像迫害當作動機或借口。何況，他們要是失去塵世的皇冠，希臘人會將殉教者的桂冠加在他們的頭上。在一切公開或暗中進行的謀叛活動中，皇帝都感覺到僧侶那無法化解的仇恨。他們是迷信的忠實奴隸，靠著迷信獲得龐大的財富和影響力。他們禱告，他們傳道，他們贖罪，他們狂熱無比，他們謀叛作亂。咒罵、譴責之詞如洪流般湧入巴勒斯坦的孤寂之地，最後一位希臘神父聖約翰·達馬森提努斯
[22]

 ，無論是在今生還是死後世界，都用他的筆將暴君的頭顱奉獻給魔鬼。

我沒有工夫去研究，這些僧侶在多大程度上挑起，又在多大程度上誇大了他們真實或偽裝的苦難。他們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由於皇帝的殘酷失去了性命或變成了殘廢，多少人被弄瞎眼睛或是被剃掉鬍鬚。個人的行為受到懲罰後，他開始廢止修院。由於修院既富有又沒有用處，他的仇恨可能是出於貪婪，而愛國心僅僅是借口。他的檢察總長使用「惡龍」
[23]

 這個可怕的稱呼來執行任務，激起這個「黑色」民族的恐懼和厭惡：他們的宗教團體被解散；原來的建築物變成倉庫或軍營；土地、動產和牲口全被沒收。可以用現代人的先例來支持這一類的控訴，說他們對修道院的聖徒遺物甚或書籍，進行任意和惡毒的破壞。針對僧侶的習慣和職能，圖像的公開和私下的禮拜遭到嚴厲的禁止，而且強迫東部帝國的臣民或至少是僧侶要嚴正表明棄絕偶像崇拜。


 三、格列高利二世反對銷毀聖像和意大利的叛亂(727—728 A.D.)

耐性十足的東部勉強拋棄神聖的圖像。意大利人獨自抱持著宗教的熱忱，對於這些圖像極為珍視百般保護。就聖職位階和審判權責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長與羅馬教皇居於幾乎平等的地位，但是希臘的高級教士在統治者的眼裡不過是家用奴僕，看到皇帝頷首作勢，就會從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從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蠻族之中，處於遙遠而又危險的位置，激發起他們的自由精神。主教由民選產生，因此能夠得到羅馬人的歡心，有高額的年金收入使公私兩方面都獲得滿足，拜占庭的皇帝處於弱勢加上對西部的忽略，逼得他們無論在戰爭還是和平時期，首先考慮的事項是羅馬的安全。教士曾經在逆境中受到磨煉，君王的德行和抱負不知不覺地就會對他產生熏陶的作用，無論是意大利人、希臘人還是敘利亞人，只要登上聖彼得的寶座，就會養成同樣的作風，採取同樣的策略。在失去軍團和行省以後，教皇憑著個人的才能和運道，再度使得羅馬恢復最高的權位。在公元8世紀時，一般人認為教皇的統治權建立在叛亂的基礎之上。經由「聖像破壞者」的異端邪說引起，這種叛亂不僅正當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為，在這個令人難忘的鬥爭中，被他們的朋友和敵人憑著各自的意願，做出很多不同的解釋。

拜占庭的作者們異口同聲宣稱，在規勸沒有產生效果的情況下，正式提出東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剝奪褻瀆神聖的暴君對意大利的稅收和主權。希臘人看到教皇的勝利所獲得的成就，更明確地表示要將「聖像破壞者」逐出教會，由於他們強烈依附於宗教而不是國家，認為這些擁護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熱情和正統的立場，不但沒有給予指責反而加以讚頌。現代的羅馬捍衛者抱著急切的心理，接受諸如此類的讚頌和先例。要求皇家異端退位下台這種偉大而光榮的做法，獲得紅衣主教巴羅尼烏斯和貝拉明的褒揚。要是有人向他們請教，為什麼沒有人嚴厲譴責古代的尼祿和尤利安？他們的答覆是原始教會之所以忠誠依順，唯一的原因在於軟弱無力。
[24]

 在這種情況之下，愛與恨產生同樣的效果。那些帶著宗教狂熱的新教徒，力圖使君王和官員燃起怒火和心懷恐懼，因此對於兩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對合法的統治者，必須詳細敘述他們那種傲慢和叛逆的行動。
[25]

 高盧教會絕大部分是溫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們為「聖像破壞者」辯護，尊敬聖徒卻不贊同所衍生出來的罪孽。這些擁護者對皇冠和法冠一視同仁，以公正、聖書和傳統為標準，來界定出史實的正確性，並且求助於拉丁人的證據以及教皇本人的傳記
[26]

 和書信。

格列高利二世寫給利奧皇帝的兩封信函，原件仍舊留存世間
[27]

 ，即使不是雄辯和邏輯的最佳典範，也能展現出教皇國創始人的形態，或至少可以看出經過掩飾的面貌。格列高利對皇帝這樣表示：

在過去那純潔而幸運的10年裡，我們每年能夠安詳享受你所賜予的恩澤，皇家的信函經過御筆簽署，神聖的誓言保證忠於祖先傳留的正教信條。但現在，這是何等可悲的變化!這是多麼駭人的傳聞!你現在指責正統基督徒的偶像崇拜，這種控訴只會暴露自己的不敬和無知，我們被迫對這種無知採取粗魯的辯駁方式：神聖的書信集中最基本的原理就足夠開導你那神智不清的頭腦。要是你進入文法學校自稱是宗教信仰的敵人，那些純潔和虔誠的兒童也會氣得把啟蒙課本砸在你的頭上。

經由這段頗為得當的致意，教皇試圖用常見的說法，試圖將古代的偶像和基督徒的圖像區別開來。前者是出於想像的魅影或魔鬼，真正的上帝在那時還沒有用任何可見的方式顯現他的面容；後者是基督、聖母或聖徒的真實形象，經過不計其數的奇跡，表明這種相關的崇拜不僅無罪而且有益。他真以為利奧三世對教會的歷史一無所知，因為他認定圖像的永久運用是起於使徒時代，可敬的圖像在正統基督教會的6次會議上都有出現。從基督教現在所具有的優勢和當前所施展的作為，可以引申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論點：基督教世界的和諧不再需要舉行大公會議。格列高利很坦誠地承認，只有在正統基督教皇帝的統治之下，這種會議才會產生作用。輕率和不仁的利奧三世所犯的罪行還不僅是一個異端而已，格列高利向他推薦和平、沉默，以及真誠服從於君士坦丁堡和羅馬的精神領導。民政和教會權責的區分由教皇來決定，他把肉體撥給前者，而靈魂歸於後者。正義的劍掌握在官員的手裡，逐出教會這更為銳利的武器則委託給教士。在執行神聖的任務時，狂熱的兒子不會饒恕有罪的父親，聖彼得的繼承人可以合法譴責世間的君王：

啊!暴君!你用充滿罪惡和掌握軍隊的手來攻擊我們；這些信仰上帝卻毫無武裝的人，只能懇求天國的君王耶穌基督，派出一個魔鬼來毀滅你的肉體，好拯救你的靈魂。愚昧無知的你竟然公開宣稱：「我要給羅馬下命令，我要把聖彼得的圖像砸得粉碎，格列高利也要像他的前任馬丁一樣，被用流放的鐵鏈鎖住帶到皇帝的寶座前面。」我只盼望上帝的恩典，讓我追隨神聖的馬丁，踏著他的足跡前進。但願君士坦斯二世的下場會對教會的迫害者形成一種警告。那個暴君受到西西里主教的譴責後，終於罪有應得，被一個家奴殺死，直到今日西徐亞的民族仍對這位聖徒頂禮膜拜，他在這群人的中間結束他的流刑和生命。我們為了教育和支持篤信的人民，有責任要活下去，在戰爭中不會為生命安全而放棄冒險犯難的決心。你根本沒有能力保護羅馬的臣民，城市位於海濱，會暴露在你的蹂躪之下，我們可以搬遷到倫巴第人的第一個城堡裡去，距離不過是24個斯塔迪亞
[28]

 ，到那時你就去喝西北風吧!難道你不知道教皇是團結的紐帶，也是東部和西部和平的仲裁人？每個民族都盼望我們能夠謙恭和善，他們尊敬聖彼得，將他當成是世間的上帝，你卻威脅要毀棄他的聖像。西部那些遙遠的內陸王國對基督和他的代理人極為推崇。我們現在正準備去訪問最有勢力的國君，他希望從我們的手裡接受神聖的洗禮。
[29]

 蠻族都已順從福音的約束，唯獨只有你對牧人的聲音充耳不聞。這些虔誠的蠻族被激起狂暴的怒火，渴望對東部的迫害進行報復。馬上拋棄輕率和致命的不法行為，沉思教會的信條、敬畏上天的震怒和懺悔自己的過錯吧!如果你還是執迷不悟，我們對鬥爭的犧牲沒有任何責任，無辜的鮮血會全部灑在你的頭上!

利奧三世首次在君士坦丁堡對聖像的攻擊，為一大群從意大利和西部來的外鄉人所目睹，他們用悲傷和憤怒的語氣談起皇帝褻瀆神聖的行為，但是在接到他那全面禁止的詔書後，只能對著家裡的神像發抖。基督和聖母的聖像，還有天使、殉教者和聖徒的掛圖，意大利的教堂裡所有的繪製品都要毀棄。皇帝對於教皇擺出強硬的態度，指出兩條路讓他選擇：順從將獲得皇帝的恩典作為獎賞，違抗會遭到黜免和流放的懲處。格列高利認為情勢的發展無論基於宗教還是策略，已不容他遲疑不決，何況他給皇帝寫信時的傲慢語氣，不僅表明他堅信自己的理念非常正確，而且有反抗的力量。他不依賴禱告或奇跡，而是大膽地發動武裝對付公眾的敵人，他的牧函警告意大利人，面臨危險的處境時要善盡自己的責任。

等到這個信號發出去以後，拉文納、威尼斯以及太守管轄區的城市和彭塔波裡斯
[30]

 ，全都追隨宗教的大業，海上和陸地的軍事實力絕大部分由本地人士組成，就是受雇的外來傭兵也都感染愛國的精神和熱誠。意大利人發誓要保護教皇和神聖的圖像，生死與共也在所不惜。羅馬的人民效忠他們的教父，甚至倫巴第人也蠢蠢欲動，想要分享聖戰的功勞和利益。公開的最叛逆行為和最明顯的報復手段，就是把利奧三世的雕像打得粉碎；收效最大和深受歡迎的造反活動，就是意大利扣留繳納的貢金，剝奪他的權力，讓他無法濫收新頒布的丁稅。
[31]

 進行選舉產生官員和總督，行政獨立的形式也因這次的事件得以保存下來。

公眾的怒火高漲，使得意大利人準備擁立一位篤信正統教義的皇帝，用一支艦隊和軍隊伴隨他進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宮。拜占庭宮廷將羅馬主教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斥為叛亂的罪魁禍首，竭盡一切欺騙和強制的手段想把他們抓住，然後明正典刑取其性命。羅馬不斷受到訪問或突擊。派來的人員是衛隊隊長，或是負有秘密使命的高階官員像是公爵和太守，他們帶著外國的部隊一起登陸，得到一些本地人士的協助。那不勒斯的迷信行為也會為之羞愧，因為他們的父執盲從於異端邪說的事業。然而這種暗中或公開的攻勢被羅馬人的勇氣和警覺擊退，希臘人的陰謀被揭露，人員遭到屠殺，領導者死得極為可恥。教皇雖然心懷慈悲之念，卻始終拒絕為這些罪有應得的受害者求情說項。拉文納
[32]

 城內有好幾個區域，長久以來籠罩著充滿血腥的傳統的宿怨，在宗教的爭論中為黨派的傾軋找到新的素材。然而圖像的信徒在人數和勇氣上都具有優勢，太守想要力挽狂瀾，卻在群眾的叛亂中喪失性命。皇帝為了懲罰這樁重大的罪行，恢復在意大利的統治權威，派遣一支艦隊和軍隊進入亞得裡亞海灣，儘管在狂風巨浪下遭受了相當大的損失，一路多有耽擱，但希臘人最後還是在拉文納附近地區登陸。他們威脅要血洗這個罪惡滔天的都城，不僅要倣傚還要超過查士丁尼二世的前例——他為了懲治上一次的叛亂，曾將該市主要的人物選出50人來處死。婦女和教士懷著懺悔的心情趴在地上禱告，男子手執武器要保護自己的家園，共同面臨的危險使各黨派團結起來，寧可雙方對壘決一死戰，也不願長期忍受圍困之苦。有一天正在苦戰時，兩軍互有輸贏形成拉鋸的態勢，忽然看到一個幻影並且聽到聲音，拉文納獲得勝利的保證而得意揚揚。外來的人員撤到他們的船上，人煙稠密的海岸到處都是沉沒的船舶，波河的水面被鮮血染得一片深紅，在6年之內公眾出於忌諱，始終不願食用河裡的魚類。舉行一年一度的慶典建立圖像崇拜的制度時，希臘暴君也受到永久的憎恨。

正統基督教憑借武力獲得勝利以後，羅馬教皇召開反對「聖像破壞者」異端邪說的宗教會議，有93位主教參加，經大家一致同意後宣佈，凡有人在言語和行動上攻擊祖先的傳統和聖徒的圖像，一律處以革出教會的制裁，這樣的判決也心照不宣地將皇帝包括在內
[33]

 ，但是最後的表決只是提出沒有結果的勸告，似乎暗示革出教會的裁定並沒有落在皇帝的頭上。等到自己的安全、對圖像的崇拜，以及羅馬和意大利的自由全都獲得保證以後，教皇立即放寬原來那種嚴厲的態度，對拜占庭領域的殘餘部分予以赦免。他們舉行溫和的會議，延遲並阻止選舉新的皇帝，規勸意大利人不要從羅馬帝國這個主體中分裂出去，允許太守居住在拉文納城內，身份不是主人而是俘虜。直到查理曼大帝加冕成為皇帝之前，羅馬和意大利的統治者所使用的名義，始終是以君士坦丁的繼承人自居。
[34]




 四、倫巴第人向羅馬進擊及丕平的救援行動(730—774 A.D.)

奧古斯都過去運用武力和權謀對羅馬的自由進行壓迫，經過750年的長期奴役統治以後，羅馬從伊索裡亞人利奧三世的宗教迫害中獲得解放。執政官的勝利完全在愷撒的手裡失去，經歷帝國的衰亡過程，地界神所掌管的神聖國境線，在不知不覺中從大洋、萊茵河、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向後撤離，羅馬又縮回從維泰博到特拉奇納，從納爾尼到台伯河口的古代疆域。
[35]

 想當年那些國王被放逐以後，共和國之所以能奠定穩固的基礎，完全靠的是智慧和美德。王政時期永久的統治權，現在分別由兩個任期一年的行政官員掌管，元老院繼續執行行政和咨詢的權力，立法權則交給人民的會議，會議的席位按照財產和功績很公平合理地設置。

早期的羅馬人對奢侈的技藝一無所知，卻能改進政府和戰爭的智能。社會的意願絕對不容侵犯，個人的權利具有神聖地位，13萬名市民全副武裝保衛國家或從事征戰。這是由一幫強盜和化外之民陶鑄而成的民族，全力追求自由精神和雄心壯志的榮譽。
[36]

 等到希臘皇帝的統治權被剝奪以後，羅馬的廢墟顯現出絕滅和殘破的淒涼景象，這座城市的奴役是一種習慣行為而自由只是偶然現象，迷信所造成的結果是使自己成為歡愉或恐懼的目標。制度所殘留的內容甚至於形式，已從羅馬人的行動和記憶中全部擦拭得乾乾淨淨，他們缺乏再度建立共和國架構的知識或德性。這群智能不足的殘兵敗將是奴隸和移民的後代子孫，在勝利的蠻族眼中毫無地位可言。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要是用最藐視的口氣對待仇敵，就會稱對方是羅馬人。勒特普朗德主教說道：「在這個稱呼之中，包括人性中最卑鄙、最怯懦、最惡毒、極端貪婪奢侈和腐敗墮落的成分。」基於當前情況的需要，羅馬居民被安置在共和國政府這種粗製濫造的模式之中，他們被迫在和平的歲月選舉法官，在戰爭的時期選舉領袖。貴族聚會進行商議，決定的事項沒有群眾的參與和同意便無法執行。

羅馬元老院和人民共管的施政風格已經恢復，但內涵的精神完全喪失得無影無蹤，法紀蕩然以及高壓手段引起喧囂的衝突，新興的獨立地位受到打擊和玷辱。法治觀念的缺乏只能靠宗教影響加以彌補，主教的權威使外交和內政的議事受到掣肘和拖累。教皇的賑濟、布道、與西部的國王和高級教士通信聯繫、最近的禮拜儀式以及他們的感激和誓言，使得羅馬人已經習慣於把他看成本市的首席官員或君主。教皇身為基督徒的謙恭態度，不會因為「主上」或「主子」的稱呼而受到損害，他們的面容和銘文在最古老的錢幣上面歷歷可見。他對塵世的統治受到1000年的尊敬，現在已經獲得肯定，高貴的頭銜得之於人民的自由選擇，因為是他們把羅馬人從奴役的狀況中解救出來。

古代的希臘發生爭執時，伊利斯
[37]

 神聖的人民在朱庇特的保護之下，享受永恆的和平，並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
[38]

 。如果有類似的特權保護聖彼得教堂使之免遭戰爭的侵害，如果基督徒參拜神聖的廟堂時，必須在使徒和他的繼承人面前收起他們的刀劍，那麼羅馬人才會擁有真正的幸福。但是只有立法者和賢德之士手執權杖才會追躡神秘的循環過程，這種和平的體系與教皇的熱忱和野心根本無法並存。羅馬人不可能像伊利斯人那樣安於純潔和寧靜的農耕生活，意大利的蠻族受到天候的影響，性情已經變得稍溫和了些，但比起希臘城邦在公眾和個人的生活上都有規範，還是不可同日而語。倫巴第國王勒特普朗德的懺悔和虔誠形成令人難忘的先例，這位征服者全副武裝地出現在梵蒂岡的大門前，聽到格列高利二世的聲音
[39]

 ，就將部隊向後撤回，放棄武力征戰的行動，他帶著恭敬的態度去參拜聖彼得大教堂，等到完成禮拜的儀式之後，將自己的長劍和匕首、胸甲和斗篷、銀十字架和黃金皇冠，全部奉獻在使徒的墓前。

然而這種宗教的熱忱主要還是一種錯覺或策略，對於利益的訴求不僅強烈而且持久不變，倫巴第人的習性就是愛好武力和掠奪，對於他們的君王和人民來說，一直縈迴於內心的就是意大利的混亂局面、羅馬人的手無寸鐵、新主子的放棄武力。皇帝頒布最早的詔書，他們公開宣稱要成為聖像的捍衛者。勒特普朗德入侵羅馬涅行省，從這個很特別的稱呼可見一斑。基督教的太守管轄區毫無反抗之力，被他的民政和軍事力量降服，一支外國軍隊首次開進拉文納這個強攻不下的堡壘。威尼斯人積極發揮海上優勢，很快光復了這座城市和堡壘，信仰虔誠的臣民聽從格列高利二世的告誡，不要把利奧三世個人所犯的罪行算在羅馬帝國的頭上。
[40]



希臘人不在意倫巴第人的附和從命，卻重視他們的冒犯行動，這兩個民族在信仰方面一直相互帶有敵意，要用危險而不真誠的聯盟關係來化解雙方的歧見。國王和太守進軍去佔領斯波萊托和羅馬，這場風暴很快消失，沒有產生任何成效。但是勒特普朗德的策略使意大利提高了警覺，帶來的困擾是要就敵對行動和停戰協定兩者做一抉擇。勒特普朗德的繼承人是阿斯托法斯，他宣稱自己是皇帝和教皇的敵人。拉文納在武力攻打或陰謀叛逆之下被敵人奪取
[41]

 ，這場最後的征戰終結了太守這一職位，從哥特王國滅亡和查士丁尼的時代以來，太守一直運用從屬的權力統治這個地區。羅馬受到傳喚要承認勝利的倫巴第人是他們合法的統治者，每個市民為了贖身，每年要繳納1個金幣作為貢金。要是他們不遵從命令，就會被毀滅的刀兵嚴懲。羅馬人始終猶豫拖延，不斷懇求和抱怨。直到最後教皇越過阿爾卑斯山，獲得一位結盟者的保證，他不僅提供友誼的幫助，還對倫巴第人展開報復的行動
[42]

 ，威脅羅馬的蠻族才被軍隊和談判所阻止。

格列高利一世在極為困苦的狀況下，要向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鐵錘」查理尋求援助。查理雖然用不起眼的頭銜如皇宮總管或公爵統治著法蘭西王國，但是他打敗了薩拉森人，取得光耀千古的勝利，把自己的國家甚或整個歐洲從伊斯蘭的枷鎖下拯救出來。查理用適當的禮儀接見教皇的使臣，除了從事友善而無效的斡旋之外，雖然他想要完成最重要的佔領行動，卻由於他的壽命過於短暫，無法對意大利的事務進行干預。他的兒子丕平繼承了他全部的權力和德行，負起羅馬教會捍衛者的職責，對於宗教的熱愛和榮譽激起了法蘭西君主的熾熱情緒。台伯河畔的情勢極為危急時，援軍卻還在塞納河邊。當災難的距離太過遙遠時，我們的同情心也會冷卻下來。

教皇斯蒂芬三世在全城欲哭無淚的狀況下，採取最有效的解決辦法，那就是親自去拜訪倫巴第和法蘭西的宮廷，去抗議敵人極不厚道的行動，或是使朋友產生憐憫和義憤之心。他用連禱和演說安撫公眾不要灰心喪志以後，在法蘭西君主和希臘皇帝派出的使臣的陪同之下，展開這趟極為辛苦的行程。倫巴第國王仍舊固執己見並態度強硬，但威脅之詞無法平息羅馬教皇的怨言，也不能減緩他行進的速度。斯蒂芬三世越過潘乃阿爾卑斯山，在聖莫裡斯修道院停憩，急著抓住保護人的右手，他知道無論是戰爭還是友誼都不會落空。他以使徒繼承人的身份受到妥善的接待，在緊接而來的會議中以及該年3月或5月的戰場上，他把所受的委屈表現在一個虔誠而又好戰的民族面前。等他再越過阿爾卑斯山時已不再是一個可憐的求援者，而是站在法蘭西軍隊前的征服者，這些部隊由他們的國王親自率領。倫巴第人經過一陣虛弱無力的抵抗後，只得簽訂喪權辱國的和平條約，立誓要恢復羅馬教會的權力，尊重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阿斯托法斯一旦從法蘭西軍隊前全身而退，立刻就忘記了他的承諾，想要一雪前恥。羅馬再度被倫巴第人的軍隊包圍，斯蒂芬三世憂慮外高盧同盟因為倦怠而失去宗教的熱誠，迫得他用聖彼得的名義，寫出感人的書信來訴說他所受的冤屈和目前的需要。
[43]

 使徒向他的義子法蘭西國王、教士和貴族提出保證，即使他的肉體已死亡，但是靈魂仍然永存不朽。他們現在服從羅馬教會創始人和捍衛者的呼籲，聖母、天使、聖徒和殉教者以及所有在天國的人，異口同聲地認為有這種需要，而且肯定這是他們應盡的義務。財富、勝利和樂園用來獎勵虔誠的冒險行動，但要是他們讓使徒的墳墓、寺院和他的人民落在不忠不義的倫巴第人手裡，這種疏忽所帶來的懲罰是永恆的詛咒。

丕平的第二次遠征行動像第一次那樣迅速和順利，羅馬獲得拯救，讓聖彼得感到滿意。阿斯托法斯被外國主子鞭笞，使他獲得教訓，知道行事要公正，做人要守信。倫巴第經過兩次懲處以後國勢凋敝，在20年內一直處於衰弱和破落的狀況。但他們的內心並沒有因所處的境地而感到卑下，缺乏實力並沒有使他們產生愛好和平的德性，仍舊保持乖張的作風，不斷地用對主權的訴求、邊境入寇和攻擊行動來侵擾羅馬人，開始時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等到受到羞辱的打擊後就草草結束。

這個陷入絕境的王國在兩面都受到壓迫，南邊是熱誠而審慎的教皇阿德裡安一世，北邊是丕平的兒子——查理曼，那個偉大而又走運的天才人物。教會和國家的英雄在公共和家族的友誼下聯合起來，當他們對趴伏在地上的討饒者施與無情踐踏時，表面上裝出一副和顏悅色和悲天憫人的樣子。倫巴第人僅有的抵抗是在阿爾卑斯山的關隘和帕維亞的城牆，丕平的兒子對前者運用奇襲加以攻克，對後者施與水洩不通的包圍。經過2年的封鎖以後，最後德西德裡烏斯這位土生土長的君王終於獻出了自己的權杖和都城，向敵人投降。倫巴第人在外國的國王統治下，還是運用本國的法律，成為法蘭克人的弟兄，而不是變成他們的臣民，倫巴第人和法蘭克人一樣是從同為日耳曼人的血統、習俗和語言中派生出來的。


 五、丕平和查理曼成為法蘭西的國王和羅馬的大公(751—768 A.D.)

教皇和加洛林家族的相互義務關係，形成古代史和現代史、政府史和教會史之間最重要的樞紐。在征服意大利期間，羅馬教會的捍衛者獲得有利的態勢、華麗的頭銜、人民的意願、教士的祈禱和密謀。教皇送給加洛林王朝的最貴重禮物是法蘭西國王
[44]

 和羅馬大公的崇高地位。

其一，在聖彼得的宗教王國統治之下，這些民族開始在台伯河畔尋找他們的國王、法律和關係到命運的神諭。法蘭克人對政府的名稱和實質之間的差異感到百思不解，皇家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宮總管丕平的手裡，除了皇帝的頭銜以外，無法滿足他的野心。他用英勇的戰鬥消滅敵人，用慷慨的行為增加朋友。他的父親是基督教世界的救星，四代的服務使個人的功績顯得更為高貴。皇家的名稱和形象仍舊保存在基爾德裡克的身上，他生性軟弱，是克洛維的最後一代子孫，然而那早已過時的權力只能用來作為叛亂的工具。全國民眾都想恢復簡單的制度，作為臣民而又像君王的丕平，帶著雄心壯志要肯定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命運。

總管和貴族都曾宣誓要效忠於皇家的傀儡，在他們的眼裡，克洛維世系不僅純潔而且神聖。他們共同派遣使臣寫信給教皇，讓他們能驅散心中的疑慮或是解除先前的承諾。兩位格列高利的繼承人是扎卡裡教皇，基於利害關係所做的決定是要投其所好，根本不考慮公理正義。教皇公開宣稱，國家可以合法地把國王的頭銜和權力授予同一個人。而不幸的基爾德裡克，這公共安全的犧牲品，則應退位並削髮進入修道院度過餘生。這樣的答覆正中下懷，被當作是智者的見解、法官的判決和先知的神諭，立即為法蘭克人所接受。

墨洛溫王朝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丕平被自由的人民推舉登上帝座，他們已習慣於服從他的法令，集結在他的旗幟下向前邁進。加冕禮在教皇的批准下舉行了兩次，一次由最忠實的僕人聖卜尼法斯主持，他是日耳曼的使徒；一次在聖丹尼斯的修道院，斯蒂芬三世用感恩的手將皇冠加在恩主的頭上。以色列國王的皇家塗油禮也被巧妙地加以運用
[45]

 ，聖彼得的繼承人具備神聖使臣的特性，一位日耳曼的首領經過轉變成為神授的君王，現代歐洲人的迷信和虛榮使猶太人的儀式得以傳播和維持。法蘭克人解除了古老誓言的約束，要是他們膽敢重新恢復過去自由選擇的權力，而不是從顯赫和神聖的加洛林家族中找出一位國王，那麼可怕的「破門罪」就會落在他們和子孫的頭上。這些君王毫不憂慮未來的危險，而為現在的安全自得其樂。查理曼大帝的國務大臣認為法蘭西國王的權杖完全為教皇的權勢左右，在他們最大膽的冒險行動中，對於塵世的司法權仍舊充滿信心並堅持到底。

其二，羅馬大公由於習俗和語言的改變，不僅遠離羅慕路斯的元老院或君士坦丁的皇宮，同樣也告別共和國的貴族或身為養父母的皇帝。查士丁尼的軍隊收復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以後，這些遙遠的行省不僅重要而且處於危險的處境，要求派遣一位被授予最高權力的官員，就給予他一個普通的稱號叫作「太守」或「大公」。拉文納的總督在皇室的資歷表上佔有一席之地，把他的司法審判權延伸到整個羅馬城。自從意大利叛亂失去太守管轄區以後，羅馬人處於苦難之中，迫得他們要犧牲自己的獨立地位。然而，即使要採用這種方式，他們也要行使自己獨斷專行的權力，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相繼將羅馬大公的榮譽授予「鐵錘」查理和他的後裔。

作為強勢民族的首領，定會蔑視奴性的頭銜和從屬的職位，於是趁著希臘皇帝的統治難以為繼，處於帝國權力真空之際，他們從教皇和共和國得到更為光榮的使命。羅馬使臣把聖彼得祭壇的鑰匙交給大公，作為統治權的保證和象徵，同時還有一面神聖的旗幟，使他們有權利和責任展示開來保護教會和城市。
[46]

 在「鐵錘」查理和丕平的時代，倫巴第國王的干預斷送了羅馬的自由，也威脅到了它的安全，這時羅馬大公對於遙遠的保護人而言，不過代表著一個頭銜、義務和同盟關係而已。查理曼大帝的權勢和政策，為他們消滅了一個敵人，卻帶來一個主子。

他第一次拜訪這個都城的時候，受到了從前太守作為皇帝代表所受到的一切儀式的歡迎。而這種榮譽由於阿德裡安一世教皇所表達的歡欣和感激而更為增色不少。阿德裡安一世剛剛接到國君即刻駕臨的消息，馬上派遣羅馬的行政官員和貴族舉著旌旗，到離城30英里的地方去迎接。弗拉米尼亞大道長約1英里距離的道路兩旁，排列著希臘人、倫巴第人、撒克遜人等各團體和民族的大隊人馬，羅馬青年全副武裝，兒童手裡拿著棕櫚葉和橄欖枝，為偉大的救星唱著讚美的詩歌。在神聖的十字架和聖徒的標誌前面，查理曼大帝從馬上下來，領著他的貴族隊伍走向梵蒂岡。當他走上階梯時，親吻使徒門楣的每一步台階。阿德裡安一世率領他的教士在門廳的柱廊下恭候，像朋友和地位平等的人那樣行擁抱禮，當他們一起走向祭壇時，國王或大公卻擅自挽住教皇的右手。

這個法蘭克人對虛有其表的禮儀並不滿意，從他征服倫巴第到加冕稱帝，26年的光陰轉瞬而過，是他的武力解救了羅馬，這個城市理應臣屬於查理曼的王權之下。人民宣誓效忠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用他的名義鑄造錢幣，以他的審判來主持正義，他有權力對教皇的選舉進行審查和核定。除了君主與生俱來的權力，皇帝並沒有比羅馬大公多出任何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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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加洛林王朝對羅馬教皇的賞賜和回報(751—814 A.D.)

加洛林家族被羅馬教會尊為救星和恩主，教會為其提供很多的恩惠足以表達感激之情。教會一些古老的產業像是農莊和房屋，被很慷慨地轉移到城市和行省的世俗主權之下。丕平的征服行動所獲得最早的成果，就是把太守管轄區當成送給教會的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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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托法斯在歎息聲中放棄了他的獵物，各主要城市的鑰匙和人質都被交給法蘭西的使臣，然後用主子的名義呈送到聖彼得的墓前。太守管轄區
[49]

 的範圍非常廣闊，原來包括聽命於皇帝和代理人的意大利各個行省，但是嚴格認定的真正疆界僅限於拉文納、博洛尼亞和費拉拉的行政區域，還有不可分割的屬地彭塔波裡斯，沿著亞得裡亞海岸從裡米尼延伸到安科納，東側通向中部地區直到遙遠的亞平寧山的山脊。在這一次的交易行為中，教皇的野心和貪婪受到極其嚴厲的指責。謙恭的基督教教士或許應該拒絕接受塵世的王國，要是他不拋棄宗教職責所具備的德行，便很難對這個王國進行統治。一個忠誠的臣民，或者是一個身份高尚的對手，不會急著分享蠻族的戰利品。要是皇帝委託斯蒂芬以他的名義請求歸還太守管轄區，我認為教皇並不能免予謀叛和欺騙的譴責。

按照法律的嚴格解釋，任何人可以接受恩主賜予的東西，只要合於公正的要求都不會因而受到傷害。希臘皇帝放棄或是喪失了他對太守管轄區的權力，何況阿斯托法斯的劍根本不是加洛林王朝的敵手。丕平在一次銜枚疾進的遠征行動中，自己親率大軍越過阿爾卑斯山，這與「聖像破壞者」毫無關係。他可以佔有也能合法轉讓征戰的成果。對於希臘人一再要求他歸還，他虔誠地回答：「任何人也不能敦促他要回送出去的禮物，獻給教皇是為了彌補自己的罪孽和拯救自己的靈魂。」這份極為豐碩的贈予獲得最高和絕對主權的認可，世人頭一次見到基督教的主教被授予塵世君王的特權，像是官員的選用、司法的審判、賦稅的徵收以及拉文納皇宮的財富。

在倫巴第王國解體時，斯波萊托公國的居民要在這場風暴中找尋避難的地方，比照羅馬人慣用的方式剃光腦袋，自稱是聖彼得的奴僕和子民，等到公國自願歸順以後，所形成的範圍就是現在這個教會國家。經過查理曼口頭或書面的贈予
[50]

 ，神秘的範圍無限擴張，而且查理曼因獲勝而一時欣喜，把原來屬於太守管轄區的城市和島嶼，從他自己和皇帝的手裡轉移給教皇。但是等他冷靜下來深入思考問題，難免帶著嫉妒和羨慕的眼光，盤算他的教會盟友過於壯大的聲勢。有關他自己和他父親的承諾兌現等有關問題，他全都用外交辭令加以迴避，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的國王強調帝國那不可轉讓的權力。拉文納
[51]

 也和羅馬一樣，無論在查理曼生前還是死後，一直列名在主要城市的名單之中。太守管轄區的統治權逐漸在教皇的手裡失去，他們發現拉文納的總主教成為危險的內部競爭對手
[52]

 ，貴族和人民全都蔑視一個教士強加於他們的束縛，在那段社會秩序混亂的時期，他們只能保留對古老權利要求的記憶，曾經在繁榮的時代恢復和實現。

欺騙是衰弱者和奸詐者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強壯卻無知的蠻族常常陷入教會策略的羅網之中。梵蒂岡和拉特蘭宮是一個軍械庫和製造廠，他們會視情況需要，製造或隱藏許多真實或虛假、訛傳或可疑的鬼祟伎倆，目的是在獲取羅馬教會的利益。在公元8世紀結束之前，有某一位教皇的御用作家或許就是聞名遐邇的伊希多爾，編纂教皇的《法令集》以及頌揚君士坦丁的捐贈，這是教皇精神和世俗王國的兩根神奇支柱。這筆令人難以忘懷的捐贈是用阿德裡安一世的信函向世人宣佈的，他規勸查理曼傚法君士坦丁大帝的先例，並且使大帝的名聲再度受到世人的敬仰。根據當時的傳說，羅馬主教聖西爾維斯特治癒了最早那位基督教皇帝的麻風病，使他的心靈在施洗的聖水中獲得淨化，從來沒有一位醫生獲得如此光榮的回報。這位皇家新改信者放棄聖彼得的寶座和產業，宣佈要到東部去建立一個新的都城，把他對羅馬、意大利和西部行省自由而永久的統治權，全部委託給教皇。
[53]



這樣一個杜撰的故事產生了極為有利的效果，希臘的皇帝被宣告犯下了篡奪的罪行，格列高利的反叛是為了討回合法的遺產，教皇從此擺脫人情的包袱，加上洛林王朝名義上的禮物，只佔教會國家極少的部分，何況這些都是應該歸還給他的領地。羅馬的統治權不再依靠心志不專的人民做出選擇，聖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繼承人都被授予愷撒的紫袍和特權。那個時代的無知和輕信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最為荒謬的神話故事，在希臘和法蘭西都能被人接受而且受到同樣的重視，仍舊列入教會法的條款和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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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皇帝和羅馬人都沒有能力辨別的偽造謊言，已經損害到他們的權利和自由，唯一的反對意見來自薩賓地方的修道院，在12世紀初期，對君士坦丁的捐贈就真實性和有效性提出駁斥。等到恢復文字表達的自由以後，這種杜撰的手法被勞倫提烏斯·瓦拉的大筆戳穿，他既是能言善辯的學者，也是一名羅馬的愛國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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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世紀的當代人士對於他那種膽大妄為的褻瀆行徑感到大為驚異，然而這種行動代表著理性的進步，默默發展，最終會成為無可抗拒的潮流，還沒有等到下一個世紀的結束，這個神話故事就為大家所排斥，受到歷史學家和詩人的藐視、羅馬教會辯護者的含蓄或溫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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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們自己也縱容人們對無知人民的輕信加以恥笑，但是一個不實和過時的頭銜仍然維持著他們的統治，靠著曾經支持著教皇法令和西比萊神諭
[57]

 的運道，在基礎被掏空以後，整座大廈還繼續存在著。


 七、兩位女皇在東方恢復和建立聖像的崇拜(780—842 A.D.)

當教皇在意大利得到自由並建立主權時，東部又恢復了圖像的崇拜，這是促成他們叛變的第一動因。在君士坦丁五世的統治期間，政府和教會的聯合力量推倒了迷信的大樹，但並沒有斬斷主根。現在這些崇拜行為所維護的偶像，暗中得到教士和女性的尊敬。僧侶和婦人建立起親密的聯盟，戰勝了男子的理性和權威而獲得最後的勝利。利奧四世沒有用剛正不阿的態度來保衛他父親和他祖父的宗教，他那美麗動人而又野心勃勃的妻子艾琳，受到雅典人宗教熱情的感染，雅典人繼承了祖先的偶像崇拜而不是哲學素養。當她丈夫在世時，這種情緒受到危機和掩飾的刺激而變得更為熱烈。她也盡力地去保護或是擢升受寵的僧侶，把他們從修行的洞窟裡請出來，安置在東部主教的寶座上面。

等到艾琳以自己或兒子的名義進行統治時，她義正詞嚴地要動手消滅「聖像破壞者」。而她為了未來的迫害行動所邁出的第一步，是向全國頒布「宗教自由」的詔書，先要恢復僧侶的地位，陳列數以千計的圖像供民眾瞻仰，傳播數以千計有關他們遭受苦難和奇跡的神話。那些因死亡或被免職而空出來的主教職位則被她合法地授予他人。急著獲得世俗或教會職位的競爭者，想要預先影響她的決定，就要先討好她。她的御前大臣塔拉修斯獲得提升以後，使艾琳成為君士坦丁堡的教長，能夠管理和指揮東方的教會。大公會議決定的信條，只能用同樣性質的會議予以撤銷和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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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聖像破壞者」召來開會，這些人為了維護權益非常大膽，不願意爭辯，君士坦丁堡的士兵和民眾發出可怕的怒吼，主教那些微弱的聲音竟然產生巨大的迴響。經過1年的拖延和暗中安排，將難以掌握的部隊移防，選定尼斯作為第二次正統基督教宗教會議的地點(公元787年9月24日—10月23日)，用來排除可能的障礙。

運用希臘人所喜愛的陰謀活動，再度將主教的信仰掌握在君王的手裡，只用了18天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項重大的工作。「聖像破壞者」現在已經不是法官，他們要以罪犯或懺悔者的身份出現。教皇阿德裡安和東部教長所派遣的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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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整個場面增添了很多的光彩。大會主席塔拉修斯擬出決議的信條，350位主教用歡呼和簽字給予批准。他們毫無異議地宣稱，圖像崇拜獲得聖書和理性的贊同，也符合祖先和會議的願望。然而他們對於崇拜是直接還是間接，基督的神性和形象是否有權接受同等的禮儀，還是猶疑不決無法獲得定論。第二次尼斯大公會議的議程和提案現在還留存於世，可以說是迷信和無知、虛偽和愚昧的一座奇特紀念碑。我在這裡僅僅注意到主教的判斷，他們比較圖像崇拜和倫理道德各自所具備的優點。有位僧侶與偶像崇拜的魔鬼締結停戰協定，條件是他要中斷每日的禱告，去參拜掛在所住小室中的一幅圖畫。他為此事感到躊躇而去請教長老，決疑者回答道：「你何必再去禮拜基督和聖母的聖像，不如每天到市內的妓院去會見妓女，那對你豈不是更好。」

為了維護正統信仰(至少是羅馬教會正統信仰)的榮譽，多少有些不幸的是，召開尼斯大公會議的兩位君王，無獨有偶地都在手上沾著自己兒子的鮮血。專制的艾琳對第二次會議給予熱烈的贊同和嚴苛的執行，對朋友很寬容，但是對敵手絕不饒恕。在歷時38年連續五個朝代的統治中，這場鬥爭一直激烈進行，雙方的憤怒絲毫沒有減弱，圖像的崇拜者和破壞者之間互有勝負，我無意詳述事件的細節和經過。放逐艾琳而繼任的尼西弗魯斯容許普遍的言論自由並且身體力行，這是他在統治期間的唯一美德，卻受到僧侶的指控，說他基於這個緣故會沉淪地獄。米凱爾一世的性格是迷信和懦弱的，聖徒和圖像沒有能力保護帝座上的信徒。利奧五世穿上紫袍，肯定亞美尼亞人的頭銜和宗教，受到崇拜的偶像連同高舉義幟的追隨者，遭到第二次流放。他們的歡呼聲是在表示對謀殺一個邪惡暴君的同意，米凱爾二世是殺害利奧五世的兇手和繼承人，從出生起就沾染了弗裡吉亞人的異端邪說，他試圖在敵對的雙方間進行調停，正統基督徒的倔強頑固使他在不知不覺中偏袒對手。

米凱爾二世膽小怯懦，只有處處採取溫和的姿態，他的兒子狄奧菲盧斯根本不知畏懼和憐憫為何物，這才是最殘忍的，也是最後一位「聖像破壞者」。那個時代的宗教狂熱情緒一直在與統治者唱反調，皇帝如果想要抗拒潮流就會激起群眾的憤怒遭到懲罰，狄奧菲盧斯逝世後，他的遺孀狄奧多拉成為帝國的監護人，第二位女性終於使圖像贏得最後的勝利。她的辦法不僅大膽而且取得了決定性的效果，她杜撰出死去的丈夫最後懺悔的謊言，要為他洗清罪名和靈魂。「聖像破壞者」的教長遭判決以後獲得減刑，免予被剜去雙眼的懲罰而是抽打200皮鞭。主教興奮得發抖，僧侶快樂得大叫，圖像的勝利使正統教徒的節期保持一年一度的慶典。然而還剩下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圖像是否真正具備應有的神性，11世紀的希臘人一直爭論不休，所持的見解可以說是集荒謬之大成。我感到非常奇怪，為什麼不能得到肯定而明確的答覆。

西部教皇阿德裡安一世公開宣佈，接受尼斯宗教會議的信條，並且大公會議被正統基督教尊為第七次全國會議。羅馬和意大利總是順從教父的指示，只是絕大部分的拉丁基督徒在迷信的競賽中遠遠落在後面。法蘭西、日耳曼、英格蘭和西班牙的教會採取中間路線，處於崇敬和銷毀圖像的兩個極端之間，他們的禮拜堂裡也陳列著圖像，但他們並不把其當成頂禮膜拜的對象，而是歷史和信仰極為生動和有用的紀念物。一本憤世之作起於宗教爭論，以查理曼大帝的名義編輯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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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他的批准在法蘭克福召開宗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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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00名主教參加。他們譴責「聖像破壞者」的狂暴行為，同時也公開發表聲明，嚴詞抨擊希臘人的迷信活動和自稱大公會議的信條，長久以來這些都為西部的蠻族所不齒。在宗教改革之前，歐洲和美洲的很多國家處於偶像崇拜的時代，仍舊籠罩在迷信的黑暗之中，圖像崇拜用默默耕耘和不為人知的方式向前發展，對於他們的猶豫和遲疑反而產生了很大的彌補作用。


 八、東、西兩個帝國的分裂和查理曼大帝的加冕(774—800 A.D.)

前後幾任教皇在尼斯宗教會議以後，趁著虔誠的艾琳在位的機會，把帝國轉移到宗教信仰並不正統的查理曼手裡，終於完成了羅馬和意大利的分治。他們被迫在敵對的民族之間進行選擇，宗教並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當他們盡力掩飾朋友的缺失時，卻看到敵人竟然具有正統基督徒的美德，心中感到不以為然和極其懷疑。兩個首都的仇恨因語言和習慣的不同而永難化解，70年的敵對狀態使彼此的關係更為疏離，處於分裂的情勢之下，羅馬人嘗到了自由的滋味，教皇體驗到統治的權威。他們現在要是屈服，就會受到忌妒的暴君的無情報復，何況意大利的反叛已經暴露了拜占庭的無能和暴虐。希臘皇帝後來雖恢復了圖像，仍舊沒有恢復卡拉布裡亞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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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伊利裡亞的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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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聖彼得的繼承人從「聖像破壞者」手裡奪走的。教皇阿德裡安提出威脅，要是他們不盡快放棄破壞聖像這種異端的做法，就要公開宣判將他們逐出教會。希臘人現在具有正統基督徒的名分，但他們的宗教還沾染著統治君王的氣息；法蘭克人即使桀驁不馴，但是有識之士依然可以看出，他們逐漸從利用圖像轉變為崇拜圖像。

查理曼大帝的名聲雖有若干瑕疵，但那是因為寫傳的作家之間發生言辭刻薄的爭論。事實上這位征服者能發揮政治家的風範，採用不同的施政作為，以適合法蘭西和意大利的狀況。他曾經4次前往梵蒂岡朝拜或訪問，與教皇行擁抱禮都能表現出誠摯的友情和恭敬的態度，跪在使徒的墳墓和圖像前，毫不猶疑地就參加了羅馬禮拜儀式的祈禱和遊行。明智或感激的教皇難道能拋棄他們的恩主嗎？這些教皇有權轉讓他贈送的太守管轄區嗎？他們真有力量廢除羅馬政府嗎？大公的頭銜就查理曼大帝的功勳和事業而言算不了什麼，教皇只有幫助其恢復西部帝國才能報答他們所受的恩惠，也才能保障他們建立教會的成就。他們通過運用這樣一個極具決定性的措施，最後終究會將希臘人要求的主權剝奪殆盡。羅馬將從一個省級城鎮的卑下地位恢復原有的權勢，拉丁基督徒團結在古老的都城，服從一位最高領袖，西部的征服者會從聖彼得的繼承人手裡接過皇帝的冠冕。羅馬教會獲得一位熱情洋溢和聲威顯赫的擁戴者，主教可以在加洛林王朝勢力的庇護之下，光榮而安全地統治著羅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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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在異教徹底絕滅之前，為了爭取富裕的主教轄區，常常產生暴動和流血事件，現在的居民人數雖然減少然而變得更為野蠻，獲得的報酬也顯得更加重要，居於領導地位的聖職人員，渴望聖彼得的寶座，鬥爭更是激烈。阿德裡安一世的統治區域超越了前朝或後代的範圍，羅馬的城牆、神聖的遺產、倫巴第人的毀滅和查理曼的友誼，都是使他揚名立萬的戰利品。他在暗中教誨接替他寶座的繼承人，要在狹窄的領地內展現出偉大君主的德行。他的功業在死後仍舊受到尊敬，但是在接著進行的選舉中，拉特蘭的一位教士成為利奧三世，受到阿德裡安寵愛的侄兒雖被擢升到教會最高職位，卻反而沒有選上。

他的侄子在4年多的時間裡，裝出默認的態度或懺悔的心情，用來掩飾最為陰險的報復圖謀，直到有一天舉行宗教的遊行，一群瘋狂的謀叛分子驅散沒有抵抗能力的群眾，對神聖的教皇發起攻擊要將他殺害。這些人處於混亂狀況，也可能是一時猶豫，企圖當場殺死或使他失去自由的打算無法得逞。利奧三世被認為已死就將他丟在路旁，但他只是因為失血過多而昏迷，甦醒過來後就恢復了說話的能力和視力，像這種很自然的現象，被用來增強他個人所蒙受的奇跡，因為他有兩次被兇手用刀幾乎要奪去性命。他從被囚禁的地方逃到梵蒂岡，斯波萊托公爵趕來援救，查理曼對他的受傷表示同情，在帕德伯恩或威斯特伐利亞的營地接見這位羅馬教皇，也可能是邀請他前來訪問。利奧帶著一個由伯爵和主教組成的委員會，再度越過阿爾卑斯山返回羅馬，這些人要保護他的安全，也要裁定他的清白。撒克遜的征服者一直拖到翌年，才親身前來完成神聖的職責，其實這樣做他感到很勉強。他在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朝拜活動中，在羅馬得到國王和大公應有的尊榮和接待。利奧獲得允許，可以用宣誓來洗清被指控的罪行，他的仇敵只有保持沉默，謀害教皇性命的十惡不赦罪行受到輕微的處分，為了有所交代施與流放了事。

在公元8世紀最後一年的聖誕節，查理曼出現在聖彼得教堂(公元800年12月25日)，為了滿足羅馬的虛榮心，他把本國簡單樸素的衣著換成大公金碧輝煌的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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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儀式舉行完畢以後，利奧突然將一頂華麗的皇冠加在他的頭上，教堂的圓頂迴響著民眾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勝利的查理萬歲!上帝為最虔誠的奧古斯都加冕，成為偉大與和平的羅馬皇帝!」查理曼大帝的頭部和身體完成了神聖的皇家塗油禮，按照愷撒的先例，他受到教皇的致敬或推崇。他的加冕誓言明確表明承諾要維持教會的信仰和特權。教會得到的第一批收穫是他向使徒的祭壇呈獻的豐厚禮物。皇帝在私下的談話中鄭重聲明他對利奧預先的安排一無所知，否則會在那重大的日子設法不出席，使得利奧的一番好意全部落空。但是典禮的準備工作必定已經揭穿了這些「保密」的行動，查理曼的行程透露出他不僅知道也有所期待。他曾經承認唯一的抱負是要獲得皇帝的頭銜，而且教皇曾經在羅馬的宗教會議中公開宣佈，只有這種方式才能獎勵他的功績和勳業。


 九、查理曼大帝的統治方式和行事作風(768—814 A.D.)

大帝的稱號經常被賦予一些皇帝，但有時的確也名副其實，唯獨查理曼這位君王能將大帝的頭銜和自己的名字永遠結合在一起，何況還要加上聖徒的稱號，出現在羅馬的史書上。這位教會的聖徒何其幸運，在一個開明的時代受到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紛至沓來的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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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野蠻習性和他所出現的時機，無疑加強了他真正的功勞，然而一樣物體的外觀尺寸會因不相稱的對比而放大，帕爾米拉的廢墟在四周荒涼的沙漠的襯托下會顯得相當雄偉。我絕無意破壞他的名聲，只想從西部帝國神聖和偉大的中興之主身上找出一些瑕疵。從個人的道德要求而論，對於守貞和禁慾不必過分地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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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有9個妻室或侍妾，愛情生活風流成性而喜新厭舊，將為數眾多的私生子被送到教堂，他的女兒全都長期獨身，舉止放蕩，因與父親的關係過於親熱而引起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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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些對於公眾的幸福倒是不會產生實質的損害。

我也不應該指責一位征服者的雄心壯志，但是在一個有仇必報的時代，他的兄弟卡洛曼的兒子、墨洛溫王朝在阿基坦的君王，以及在同一個地點被砍頭的4500個撒克遜人，必然對查理曼大帝的公正和仁慈頗有微詞。他對被擊敗的撒克遜人所施加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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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濫用了征服者的權力。他的法律和他的武力一樣充滿血腥的氣味，要是討論他的動機，如果不是出於固執的性格，也要歸於倔強的脾氣。愛好靜坐的讀者會為他身心永不停息的活動而感到不可思議，他的臣民和敵人也為他的突然出現而感到驚訝不已，因為他們深信這一刻他應該在帝國最遙遠的邊陲。無論是和平還是戰爭時期，更不要說是夏季或冬季，他都不會停下來休息。我們就是憑著想像，也無法把他遠征所到的地點完全列入他統治時期的編年史中，只是這種活動力是民族的優點，不只是個人獨有。法蘭克人飄蕩不定的生活，通常將時間消磨在狩獵、朝拜和軍事冒險行動中，查理曼四處奔波與其他族人最大的區別，不過在於隨員眾多和目標重要而已。

他在軍事方面所建立的名聲，要受到他的部隊、他的敵人和他的行動這幾個方面的嚴格考驗。亞歷山大用他的父親腓力建立的武力進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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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查理曼前面的兩位英雄人物，把他們的名聲、經驗和勝利的夥伴全都遺留給他。查理曼親自率領久經戰陣和無可匹敵的軍隊，制服那些野蠻或墮落的民族，他們從來不知道為了共同的安全而聯合起來，他也沒有遇到在數量、訓練和裝備上勢均力敵的對手。戰爭的科學在喪失以後又與和平的技藝一同復甦，但是他沒有用任何一次圍攻或會戰，來表現他的軍事行動是如何的高明，能夠克服重大的困難和取得特殊的成就，他可能要用羨慕的眼光看待他祖父獲得薩拉森人的戰利品。在他進行西班牙的遠征行動之後，掩護大軍的後衛在比利牛斯山被擊敗，那些陷入絕境無法發揮英勇精神的士兵，臨終之際難免要指責他們的將領不懂兵法，行動也過於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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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對查理曼的法律極為推崇，使我也感到肅然起敬。他的法律不成體系而是包括大量特定和瑣碎的詔書和條例，像是糾正濫權的行為、風俗習慣的改革、增加農田的產值、注重家禽的照應甚至雞蛋的售價等。他希望能改革法律和法蘭克人的性格，無論這種企圖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和有欠完美，仍舊值得讚許，那個時代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惡習，在他的治理之下能夠加以遏阻或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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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他設立的制度中，我倒是沒有發現放諸四海的觀念和永垂不朽的精神，這才是一位立法者嘉惠後代子孫的最大福祉。帝國的團結和穩定完全依賴於一個人的生命，他倣傚極為危險的做法把國土分給兒子，經過多次改組議會以後，整個政府架構在無為而治和集權專制的混亂之間搖擺不定。他尊敬教士的虔誠和知識，想要把塵世的統治和民事的審判全都托付給野心勃勃的他們，等到他的兒子劉易斯受到主教的罷黜和羞辱，必然會怪罪做父親的沒有先見之明。他制定法律強制徵收什一稅，因為有惡魔在空中說，拖欠稅負是引起上一次荒歉的主要原因。

查理曼大帝在文教方面的功績，可以用興建學校和提倡藝術為證，很多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他與臣民和外鄉人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些人被他邀請到宮廷來教育君王和人民。他自己的學習過程起步很遲，非常勤勉然而成效不是很顯著，要是他能說拉丁話也聽得懂希臘語，獲得這些入門的知識也是來自交談而非書本，等到成年以後，他才發奮要做到能夠寫字，今天這是每個農夫在幼年時期就要學習的技能。在那個時代，要培育文法和邏輯、音樂和天文的才能，也僅僅是為了服務於迷信罷了。但是人類思想的求知慾最後總會導致本身的進步，鼓勵追求知識反映出查理曼性格最純潔和可喜的光輝。地位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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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治的長久、武力的強大、政府的活力以及對遙遠民族的尊重，使他有別於很多的君主，從他光復西部帝國之後又開啟了歐洲一個新的紀元。


 十、帝國從法蘭西向外的擴張和遭遇的敵人(768—814 A.D.)

查理曼的帝國並不是沒有資格獲得這樣的稱呼，歐洲有些最具規模的王國就是這位君王的世襲產業或征服之地，他在同一個時間統治著法蘭西、西班牙、意大利、日耳曼和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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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高盧這個羅馬行省轉變為法蘭西王國，但在墨洛溫世系沒落的狀況下，由於不列顛人的獨立和阿基坦人的反叛，疆域縮減很多。查理曼追擊不列顛人並將他們限制在大洋的兩岸地區，這個凶狠的部族與那些法蘭西的民族，在來源和語言方面有很大的差異。他們受到的責罰是繳納貢金、送出人質和維持和平。經過長久而又迂迴的鬥爭，阿基坦公爵的叛亂行動所受到的懲處是喪失他們的行省、自由和性命。野心勃勃的總督事事想要倣傚皇宮總管，結果受到嚴苛和無情的處置，但是到最近才發現，這些可憐的諸侯才是克洛維血統和王座最後的合法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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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先世是克洛維的兄弟達戈伯特，可以算是墨洛溫家族的旁支。這個古老的王國被貶為加斯科尼公國，領地是比利牛斯山下的費森扎克和阿馬尼亞克。整個家族一直到16世紀初葉都非常興旺，在經歷加洛林皇室的暴虐統治以後還能倖存，並繼續經歷第三王朝的不公或厚愛。法蘭西與阿基坦重新結合，把邊界擴展到當前的狀況，增加了尼德蘭和西班牙，使國境能以萊茵河為界。

其二，薩拉森人被查理曼的祖父和父親逐出法蘭西，仍舊據有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即從直布羅陀的高巖到比利牛斯山。等到內部發生爭執造成分裂，薩拉戈薩有位阿拉伯埃米爾懇求查理曼在帕德伯恩的議會給予保護。查理曼發起遠征行動恢復埃米爾的地位，保持很公正的態度，不因宗教信仰而有區別地對待，一方面粉碎基督徒的抵抗，同時也獎勵伊斯蘭教徒的從命和服務。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西班牙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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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將帝國控制的地區從比利牛斯山延伸到埃布羅河。法蘭西總督進駐到巴塞羅那，據有的領地是魯西隆和加泰羅尼亞。納瓦爾和阿勒岡還是初創時期的王國，全部受到他的管轄。

其三，查理曼用倫巴第國王和羅馬大公的身份，統治著絕大部分的意大利地區，廣大的疆域從阿爾卑斯山到卡拉布裡亞的邊界長達1000英里。貝內文圖姆公國原來是倫巴第人的采邑，在犧牲希臘人的權益以後，將現在的那不勒斯王國包括在裡面。但統治著這一公國的阿雷奇斯公爵，不願讓他的國土受到奴役，採用諸侯的獨立頭銜起兵反抗加洛林王國。阿雷奇斯的抵禦非常頑強，後來的屈服也沒有令他喪失榮譽。皇帝滿足於簡單的貢品、拆除所有的碉堡工事以及將至高君王的頭像印上錢幣，也都能感到滿意。阿雷奇斯的兒子運用巧妙的奉承手段，使自己父親的統治變得名正言順，但是他處於這樣的地位一直小心謹慎，使貝內文圖姆逃過法蘭西的高壓統治。

其四，查理曼是將日耳曼統合在一個王權之下的首位君王，弗朗科尼亞這個範圍仍舊保存著東法蘭西的名稱，黑森和圖林根的民眾基於共同的宗教和政府，現在與勝利者完全合併在一起。阿勒曼尼人過去使羅馬人感到極為畏懼，但現在已經成為法蘭克人忠實的諸侯和同盟的戰友，他們的國土位於阿爾薩斯、士瓦本和瑞士目前的疆域之內。巴伐裡亞擁有類似的恩典，能夠使用自己的法律和習俗，相比之下他們沒有耐性去伺候一位主子。塔西洛一再反叛，使他們的世襲公爵遭到廢除的命運，在重要邊區負責管轄和守備的伯爵，分享被黜公爵的權力。然而日耳曼的北部從萊茵河到越過易北河，仍然充滿敵意，也是異教徒的天下，一直要經過33年的戰爭以後，撒克遜人屈服於基督和查理曼的束縛之下，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偶像和他們的信徒全部遭到滅絕，僅僅在威悉河兩岸古老的薩克森地域，建立明斯特、奧斯納堡、帕德伯恩、明登、不來梅、費爾登、希爾德斯海姆和哈爾伯施塔特8個主教轄區，主教府邸的所在地成為蠻荒之區最早的學校和城市。從某種程度而言，子女的宗教和人性救贖了父母的屠殺。越過易北河以後都是斯拉夫人，他們的生活方式相同但是有不同的稱呼，佔有普魯士、波蘭和波希米亞現在的領土，有段時間出現短暫的順從情況，使法國的歷史學家將帝國的疆域延伸到波羅的海和維斯圖拉河。對這些國家的征服行動或宗教皈依要到較晚的時代才發生，但是波希米亞與日耳曼主體的結合主要可以歸功於查理曼的武力。

其五，他對潘諾尼亞的阿瓦爾人或匈奴人採取報復手段，就如同這些蠻族施加於當地民族的災難那樣。法蘭西的軍隊採用水陸兼進的方式，通過喀爾巴阡山和多瑙河平原進入這個地區。匈奴人的「寨子」是用木頭做成的圍繞著居住地區或村莊的防壁，被具有3倍優勢的法蘭西部隊攻破。經過8年血腥的激戰以後，折損了幾位法蘭西將領，獲得的戰果是匈奴人地位最高的貴族慘遭殺戮，整個民族的殘餘人員被迫只得降服，台吉的皇家宮廷所在之地全部荒蕪不為人知。250年劫掠所獲得的金銀財寶，讓得勝的部隊人人腰纏萬貫，意大利和高盧的教堂被修飾一新。查理曼在據有潘諾尼亞以後，帝國的國境以蒂薩河和薩沃河流入多瑙河的匯合口為界，輕而易舉地將埃斯特利亞、黎本尼亞和達爾馬提亞幾個行省併入領土。擴張領土的做法並沒有多大的好處。為了表示謙遜，他留下濱海的城市讓希臘人獲得實質或名義上的統治。但這種過於遙遠的主權對於拉丁皇帝而言，只能獲得名聲而無法增加實力，他也不必冒險負起教會的使命，教化蠻族的遊牧生活和偶像崇拜。他也曾經試過在索恩河與默茲河，以及萊茵河與多瑙河之間修築可以通航的運河
[77]

 ，執行時可以使整個帝國煥發出活力。然而錢財開銷最大和人力投入最多的工作，還是浪費在主座教堂的興建上。

要是我們檢視這張地圖的輪廓，就會看到法蘭克人的帝國從東到西是由埃布羅河延展到易北河或維斯圖拉河，從南到北是由貝內文圖姆公國到埃得河，這裡是日耳曼和丹麥的永久邊界。歐洲其餘部分的災難和分裂使查理曼個人和政治的重要性更為突出，一群先世為撒克遜人或蘇格蘭人的諸侯，使大不列顛和愛爾蘭這些島嶼紛爭四起。等到失去西班牙以後，基督徒和哥特王國正統的阿方索家族，就被局限在奧斯圖裡安山區很狹小的地區。

這些小國的統治者尊敬加洛林王朝君王的權力或德行，懇求建立聯盟給予照應和支持，把他稱為自己的再生父母，是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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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曼與哈里發哈倫·拉須德
[79]

 建立平等的交往關係，這時哈倫的統治權從阿非利加擴展到印度。查理曼接受對方使臣送來的禮物，是一頂帳篷、一座水鍾、一頭大象和一把聖墓的鑰匙。照說很難理解一名法蘭克人和一名阿拉伯人的私人友誼，他們相互之間的個性、語言和宗教沒有共同之處，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公開的聯繫完全是出於虛榮心作祟，相隔遙遠的位置不會引起利害的衝突。羅馬的西部帝國有三分之二的疆域屬於查理曼，日耳曼那些難以接近或無法征服的民族已經在他的控制之下，缺少的人力資源可以獲得充分的供應。但是他在選擇敵人時，寧可對手是北方的貧民，也不要南方的富戶，這點確實讓我們感到非常詫異。

他在日耳曼的森林和沼澤打了33次千辛萬苦的戰役，要是用這些兵力來驅除意大利的希臘人或是西班牙的薩拉森人，不僅游刃有餘，還可以獲得更響亮的名聲。攻擊虛弱的希臘人可以保證獲得勝利，出於光榮和報復的心理也能激起神聖的十字軍來對付薩拉森人，何況還可以大聲疾呼發揮宗教和策略的作用。或許在他越過萊茵河和易北河的遠征行動中，渴望從羅馬帝國所面臨的噩運中拯救他的國家，那就是要讓現在文明社會的敵人解除武裝，以及毀滅未來民族遷移的種子。但是有人用很有見地的眼光提到，他已經瞭解到預防措施的重要性，要是擴張以後的國土還會發生敵對狀況，那就得將征服行動遍及於整個區域，否則毫無效果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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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掩蓋著斯堪的那維亞這個大陸或是島嶼、不讓歐洲知曉的厚重簾幕，現在終於被日耳曼的征服者拉開，喚醒了野蠻的土人早已麻痺的勇氣。那些最為凶狠的撒克遜偶像崇拜者逃離基督徒暴君，跑向北方的同胞尋找庇護，大洋和地中海滿佈著他們的海盜艦隊。查理曼看到諾曼人的毀滅行動時不禁歎氣，在不到70年的時間，諾曼人將加速滅亡他的家族和王國。


 十一、查理曼的繼承人及日耳曼國王奧托的崛起(814—962 A.D.)

教皇和羅馬人要是按照最早的制度，授予查理曼的頭銜無論是皇帝還是奧古斯都只能及身而止，那麼他的繼承人在每一次的空位期，都要經過正式或默許的選舉才能登上寶座。查理曼的兒子「虔誠者」劉易斯(814—840 A.D.)在有關的聯席會議中，宣稱自己對於王國和征服具有獨立的權利，皇帝似乎已預見到了且想要防止教士別有用心的主張。皇室繼承人所受的教導是從神聖的祭壇拿到皇冠，然後自己將它加冕在頭上，當作他的上帝、他的父親和他的民族送給他的禮物。洛泰爾和劉易斯二世在往後的聯席會議上，重複舉行同樣的典禮，雖然不像第一次那樣幹勁十足。加洛林王朝的權杖從父親傳給兒子的直系後裔達四代，教皇的野心受到貶抑，高據虛有其表的地位，只能為世襲的君王加冕和塗油，而這些君王早已擁有權勢和國土。

「虔誠者」劉易斯在他的兄弟去世後擁有查理曼所打下的天下，但是帝國所有的民族和貴族，以及劉易斯的主教和他的子女，很快瞭解到當前的狀況，也就是這個巨大的團體不會再被一個人的心靈鼓舞，雖然外表看來安然無恙，但基礎的中心已經發生崩塌。在爆發了一場損失10萬名法蘭克人的戰爭後，整個帝國用一紙協定被分給3個兒子，他們之間毫無孝順之心和手足之情。日耳曼和法蘭西的王國從此永久分離；高盧位於中間的部分，就是羅訥河與阿爾卑斯山、默茲河與萊茵河之間的行省；再加上意大利被授予有皇族身份的洛泰爾(840—856 A.D.)。洛泰爾在分得他的這份產業後，把洛林和阿爾勒兩個剛剛成立和為時短暫的王國，授予他的幼子。洛泰爾的長子劉易斯二世(856—875 A.D.)因獲得意大利的疆域而感到滿足，這是羅馬皇帝很適當的世襲領地。劉易斯二世逝世後，沒有留下男性後裔，他的叔伯和堂兄弟爭奪遺留的皇位，教皇抓住這個大好機會，藉著審核候選人的資格和功績，把皇位授予最會逢迎或個性慷慨的繼承人，確保其能夠在登上皇位後擁護羅馬教會。加洛林王朝的渣滓完全無法展現出任何德行或權力的徵兆，只有非常荒謬的稱呼像是「禿子」「結巴子」「胖子」和「單純」，這群國王的特色是馴順的個性和相似的面貌，很快被歷史遺忘。

旁系血統的敗亡使整個世襲的權利落在「胖子」查理的手裡，他是這個家族最後一任皇帝。他的癡呆和瘋狂使他任由日耳曼、意大利和法蘭西背離而不採取任何行動(888 A.D.)。他在議會中被迫遜位，向叛徒乞求供應每日的飲食。他的無能受到藐視，敵人竟然饒恕他的性命，讓他能夠自由地生活。所有的總督、主教和領主憑著自己的實力，奪取沒落帝國已經分裂的碎片，查理曼的女兒或私生子方面的血胤具備優先權，其中大部分的頭銜和主權都很可疑。個人的功勳有限，倒也符合國土縮小的狀況，只要率領軍隊出現在羅馬的城門，就可以在梵蒂岡加冕稱帝。不過他們的言行都很謙虛，通常能得到意大利國王的稱號就感到滿足。從「胖子」查理退位到奧托建國，整個空位期有74年之久。

奧托
[81]

 出身貴族世家，祖先曾經是薩克森公爵，如果他真是威提肯的子孫，而威提肯又是查理曼的敵手和改信者，那麼久意味著一個被征服民族的後裔竟然反過來統治了他們的征服者。他的父親是「捉鳥人」亨利，被整個民族選出來拯救並且建立日耳曼王國。亨利的兒子是幾位稱號叫奧托的皇帝中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的君主(962 A.D.)，把帝國的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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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四面八方擴展——高盧的一部分，沿著默茲河和摩澤爾河的河岸，直到萊茵河的西邊，都指明要交給日耳曼人。這個民族從愷撒和塔西佗的時代起，在血統和語言方面就已混雜在一起。在萊茵河、羅訥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地區，奧托的繼承人對於四分五裂的勃艮第和阿爾勒王國，只獲得虛有其名的最高權力。

奧托在歐洲的北部用武力傳播基督教，成為易北河和奧得河斯拉夫民族的征服者和使徒；勃蘭登堡和斯裡斯威克的進軍行動，通過日耳曼的殖民地得到強化；丹麥的國王以及波蘭和波希米亞的公爵，承認自己是繳納貢金的封臣。奧托率領勝利的軍隊越過阿爾卑斯山，征服意大利王國，解救教皇的窘境，從此以後這頂皇冠用於以日耳曼為名的國家。從那個值得紀念的時代開始，大陸公法的兩項原則經過大力的推動，獲得時間的認可：其一，經由日耳曼議會選出的君王，立即獲得隸屬於君王名下的意大利和羅馬王國；其二，他要從羅馬教皇的手裡接受皇冠，才能獲得皇帝和奧古斯都的合法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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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東、西兩個帝國的事務和教皇選舉的權責(800—1060 A.D.)

查理曼的皇室尊嚴以不同的方式向著東方宣告，他並沒有把希臘皇帝看成父執輩加以尊敬，而是採用兄弟這種平等而又親密的稱呼。查理曼或許想成為艾琳的丈夫，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談話中表達出和平與友誼，並且可能隱藏著一樁與那位公主的聯姻協定，野心勃勃的她已經拋棄了作為母親的神聖責任。兩個帝國相距遙遠而又無法融洽相處，這樣的聯合到底真實狀況如何，能夠延續多少時間，可能發生何種後果，都無法加以臆測。拉丁人始終保持著沉默倒是讓我們感到可疑，也許是艾琳的敵人杜撰出這類的傳聞，用來指控她犯下叛逆的罪行，要將教會和國家出賣給西部的外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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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西的使臣是尼西弗魯斯陰謀事件的旁觀者，幾乎成為舉國同仇敵愾的受害人。

古代羅馬的叛國背逆和褻瀆神聖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怒火，有句朗朗上口的諺語「法蘭克人是好朋友和壞鄰居」。然而這種做法很危險，會刺激鄰人採取報復的行動，進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用索菲亞大教堂來舉行皇家加冕大典。經過一段迂迴而又漫長的辛苦行程之後，尼西弗魯斯的使臣到達位於薩拉河岸的營地。查理曼在一個弗朗科尼亞的村莊，擺出盛大的排場來打擊拜占庭皇宮的虛榮，至少也要給他一個下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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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人被連續引進四個接見的大廳：在第一個大廳有位衣著華麗的貴人高坐在上，他們正要俯下身體行跪拜禮時，他告訴他們說他僅是皇帝的奴僕，是皇家馬廄的管理人。類似的誤會和答話在幾個房間裡重複進行，陸續出現內廷伯爵、皇宮管事和寢宮總管。使臣越來越無奈，越來越焦急，一直到覲見廳的門打開，他們看到真正的國君坐在寶座上面，到處擺滿來自外國的奢侈品，平日他對這些東西極為藐視。四周圍繞著獲得勝利的軍事首長，這些人受到他的寵愛和尊敬。

兩個帝國簽訂和平與聯盟的條約，劃定東部和西部的國境，以目前主權所及的地區為準。不過希臘人很快忘記了這種令人羞辱的平等，或是僅僅記得要去恨那些勒索過他們的蠻族。基於短暫的聯合所感受到的美德和權力，他們用極為推崇的禮節向神聖的查理曼致敬，用羅馬皇帝的稱號向他歡呼。等他那虔誠的兒子繼位後就失去了這種待遇，拜占庭的書信是如此稱呼：「致國王或自稱為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的皇帝」。等到權力和美德都已經絕滅以後，他們剝奪劉易斯二世世襲的頭銜，使用蠻族對國王的稱呼，等於將他貶低到拉丁的諸侯這個階層。從劉易斯二世的答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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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他只能用淵博的學識從神聖和世俗的歷史中提出證明，「國王」這個稱號和希臘的「皇帝」是同義詞。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頭銜被賦予專屬而至高的意義，他的權力來自祖先和教皇，可以合理地分享羅馬皇帝的榮譽。奧托統治時也發生了同樣的爭論，他們的使臣生動地描述了拜占庭宮廷的傲慢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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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人樂於藐視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的貧窮無知，在他們最後面臨衰亡之際，拒絕讓日耳曼國王濫用羅馬皇帝的頭銜。

身為皇帝在教皇的選舉中，繼續運用他們得之於哥特和希臘君王的權力，羅馬教會的世俗產業和宗教審判更增加了這種特權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的貴族政體中，教士的主要成員仍然組成了一個元老院，協助主教進行管理工作，或是填補主教的空缺。羅馬劃分為28個牧區，每個牧區有一位紅衣教士或長老負責治理，無論這個頭銜的來源是多麼普通和謙恭，他們還是渴望與登基的國王一爭高下。他們的數量通過7位最重要醫院的輔祭，7位拉特蘭宮的內廷審判長，還有教堂的顯要人物的聯合而得到增長。教會的元老院接受羅馬行省7位紅衣主教的指導，他們每週都要到拉特蘭宮去處理事務，留在城郊的奧斯蒂亞、波爾圖、維利特裡、塔斯庫盧姆、普拉內斯特、蒂伯爾和薩賓等教區的時間較少。同時他們要分享教廷的榮譽和權威，教皇一旦逝世，這些主教就推薦一位繼承人給紅衣主教團去投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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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的結果經由羅馬民眾的歡呼或叫囂來批准或拒絕。

然而這樣的選舉過程仍舊會出現問題，因為要等到教會的擁護者皇帝親自表示認可和同意，否則教皇不可能合法任職。皇家委員會立即審核選舉程序的形式和權限，不可或缺的事項是要先詳細審查候選人的資格，然後他才能接受他們的宣誓效忠，同意用捐贈不斷充實聖彼得的產業。在經常發生教派分裂的狀況下，敵對一方的權利要求會屈從於皇帝的裁決，他在主教的宗教會議中，審訊、宣判和懲處一個犯罪教皇的罪行。奧托一世將一項協定強加於元老院和人民，保證他們提出的候選人能為國君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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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繼承人期待或阻撓他們的選擇，他們將羅馬的聖職賜給他們的秘書和教師，有點像在科隆或班貝格主教轄區的做法，不論一位法蘭克人或撒克遜人建立了多大的功績，他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證實受到外國勢力的干涉。這些特權行為大部分被全民選舉的缺陷免除。如果競爭者受到紅衣主教的排斥，可以求助於群眾的熱情或貪婪，梵蒂岡和拉特蘭都沾染著受害者的鮮血。那些最有權勢的元老院議員，像是托斯卡納的侯爵和塔斯庫盧姆的伯爵，使教廷受到長期而可恥的奴役統治。

公元9世紀和10世紀的教皇被暴君侮辱、囚禁和謀殺，正因為教會的產業被人霸佔，教會陷入貧窮的境地，教皇才會遭到不幸的待遇。教皇不能再支持羅馬這個君主國家，也不能再做教士應盡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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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羅齊婭和狄奧多拉是當妓女的一對姐妹，靠著財富和美麗發揮影響力，用政治活動和風流艷事進行各種不法的密謀。她們有很多入幕之賓，其中最奮發圖強的愛人獲得羅馬的法冠，統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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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人聯想到黑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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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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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女性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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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羅齊婭的私生子、孫子和曾孫都曾經盤踞在聖彼得教堂的寶座上，像這種光宗耀祖的家譜倒是很罕見。她的孫子在19歲就成為拉丁教會的首領，在年輕和成人時保持容光煥發的神色。各國的朝聖客帶著證據當著奧托大帝的面，在羅馬的宗教會議上對他提出控訴。就拿若望十二世來說，他拒用聖職的服裝和禮儀，認為自己是士兵，可以飲酒、殺人、放火、賭博和狩獵，這些對士兵而言都不是可恥的事。他可能是出於窮困的原因，公開買賣聖職。他做出祈求朱庇特和維納斯這種褻瀆神聖的行為，如果真有其事，也不會有多麼嚴重。然而我們讀到一些讓人感到驚奇的事，瑪羅齊婭的這位可敬的孫子與羅馬的貴婦人通姦，公開姘居在一起，拉特蘭宮變成賣淫的大本營。他強暴處女和孀婦，使女性朝聖客不敢朝見聖彼得的墓地，以免在虔誠的禮拜過程中為他的繼承人所侵犯。新教徒用帶有惡意的心態樂於詳述這個偽基督的品性，但是在深通世故的人看來，教士的惡行遠沒有美德那樣危險。

教廷在長期醜聞不斷的狀況下，由個性嚴峻和熱心公益的格列高利七世對其加以改革和整頓。這位滿懷雄心壯志的僧侶奉獻出他的一生要達成兩個目標：其一，律定紅衣主教團在教皇的選舉方面，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行使的職能，永遠廢除被皇帝和羅馬人民篡奪的權利；其二，確保西部帝國再度成為教會的采邑或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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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展塵世的統治權給予地球上所有的帝王和王國。經過50年的鬥爭以後，他完成了第一件規劃的工作，他的建議獲得聖秩制度堅定的支持，每個成員的自由權與他們最高的職位有關；第二項企圖雖然獲得部分成就，表面看來相當光彩，但是受到世俗權力的強烈反抗，最後由於人類理性的進步還是無疾而終。


 十三、羅馬的政教之爭和意大利王國的建立(774—1025 A.D.)

無論是主教還是人民，對於羅馬帝國的復興，都不可能將喪失的行省賜予查理曼或是奧托，因為這些行省是過去他們抓住時機、運用武力才贏得的。然而羅馬人有為自己選擇主人的自由，在把全部職權委託給大公以後，又贊同西部的法蘭西和撒克遜皇帝兼任大公，現在局面已經變得無可挽回。羅馬城從愷撒統治到郡守統治的這段時期，留下了一些殘破不全的記錄，對於他們的皇宮、鑄幣廠、法庭、詔書和正義之劍保存了若干蛛絲馬跡的回憶，最晚一直到13世紀。處於教皇的謀略和民眾的暴力之間，羅馬的最高權力已經破碎和殘缺。查理曼的繼承人滿足於皇帝和奧古斯都的頭銜，對於維護地方審判權根本不予理會。在興旺繁華的時候，他們的野心會轉向更有誘惑力的目標，等到帝國處於衰敗和分裂的處境，他們被迫要保衛世襲的行省。

意大利已經殘破不堪，艷名遠播的瑪羅齊婭勾引了一名篡奪者前來成為她的第三任丈夫，勃艮第國王休·卡佩在她的黨派引導之下，領兵進入哈德良的堤道或聖安傑羅堡壘，這裡控制著主要的橋樑和進入羅馬的門戶。阿爾貝裡克是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兒子，被逼前來參加婚禮的喜宴。他表現出非常勉強的態度，接待賓客說話不得體，當眾被後父揮拳責打，這一記耳光就產生了一次革命(932 A.D.)。這個青年大聲疾呼道：「羅馬人，過去你們曾經是世界的主人，這些勃艮第人不過是最低賤的奴隸，當前在這些貪婪而又殘忍的蠻族統治之下，連我都受到傷害，你們怎麼逃得掉奴役的生活。」城市每個區域都響起警鐘要大家武裝起來，勃艮第人在倉促的狀況下只能很羞辱地撤離，瑪羅齊婭被獲勝的兒子關進監獄，他的兄弟教皇若望十一世退位從事靈修的職責。阿爾貝裡克以君王的頭銜，擁有羅馬的統治權長達20年之久。據說他滿足了大家的偏好，恢復了執政官和護民官的職位，至少也要先制定各種頭銜。阿爾貝裡克的兒子和繼承人奧克塔維安，後來成為教皇，是為若望十二世，他也和前任一樣為倫巴第的君王所激怒，因而找人來解救教會和共和國，奧托的服務所得到的報酬是皇家的尊嚴和榮譽，但撒克遜人蠻橫無禮而羅馬人個性急躁，帝王的特權和選舉的自由在暗中鬥法，加冕典禮的慶祝活動受到干擾，奧托命令他的執劍官片刻不可離身，免得在祭壇的前面受到刺殺和謀害。皇帝在越過阿爾卑斯山返家之前，譴責民眾的作亂犯上和若望十二世的忘恩負義。

教皇在一次宗教會議中遭到罷黜(967 A.D.)，郡守被綁在驢背上遊街並且當眾遭鞭打，然後關進地牢；13個罪行重大的人員被吊死，其他人員受到砍斷手足或驅離家園的處分，狄奧多西和查士丁尼古老的法條認可這種嚴厲的審判程序。義正詞嚴的聲音指控奧托二世奸詐和血腥的行為，他用待客和交友作為冠冕堂皇的借口，邀請元老院的議員參加宴會然後加以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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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兒子奧托三世還未成年時，羅馬擬定大膽的圖謀要擺脫撒克遜人加在身上的枷鎖。執政官克雷森提烏斯就如共和國時期暗殺愷撒的主謀布魯圖斯，以臣民和流犯的身份兩次崛起，能夠控制整個城市。他隨心所欲地用高壓手段對付教皇，或是將教皇驅逐出境後再任命一位，同時形成一個陰謀組織要恢復希臘皇帝的權勢(998 A.D.)。他對於聖安傑羅堡壘進行堅韌不拔的圍攻作戰，直到不幸的執政官因對方答應赦免其餘人員而被出賣，他被絞架吊死，頭顱被砍下來掛在城堡的雉堞。奧托三世在與部隊分離以後運道轉壞，被圍在皇宮中三天缺乏飲食，可恥地逃走，免得遭到羅馬人的毒手。

元老院議員托勒密成為人民的領袖，克雷森提烏斯的寡婦毒死皇室情人，為丈夫報仇，內心感到痛快，也獲得受人尊敬的名聲。奧托三世的構想是放棄北方荒涼的國土，在意大利設立他的寶座，恢復羅馬君主國的制度。他的繼承人平生只來過一次台伯河畔，在梵蒂岡接受加冕的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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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們缺席時被人藐視，一旦前來參加就引起厭惡和畏懼。這些君王率領蠻族從阿爾卑斯山下來，成為這個國家的外鄉來客和世仇大敵，短暫的巡視引起動亂和流血的場面。對這些蠻族的祖先還有微弱的記憶，仍舊在折磨著羅馬人的心靈，羅馬人因而用虔誠的憤怒之情注視著撒克遜人、法蘭克人、士瓦本人和波希米亞人的後裔子孫，過去是這些人篡奪了愷撒的紫袍和特權。

違反自己的意願和利益，只為了順從遙遠的國家和外國的民族，這是天下最不合情理的事。蠻族的洪流根本不理會地面的狀況，但是要支持一個面積廣大的帝國，必須在政策和壓制這兩方面建立一套嚴密有效的系統：絕對的權力居於核心地位，能夠迅速地採取行動，也可以立即獲得豐富的資源；距離遙遠的邊陲有快捷而便利的交通；構建的城堡工事阻止反叛活動的蔓延；依法行事的施政作為保護人民和懲罰罪犯；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使敵人敬畏，不會激起叛逆的情緒和陷入絕望的處境。日耳曼的愷撒抱著完全不同的想法，充滿野心要奴役意大利王國。他們世襲的田產沿著萊茵河延伸，或是散佈在各個行省，但是後續的諸侯出於一時的輕率或窮困，竟將這廣大的領土轉讓。他們的稅收來自微不足道和令人痛恨的帝王特權，歲入很難用來維持整個皇家的需要。他們的軍隊由封建的家臣依據法律或志願投效所組成，抱著勉強的態度越過阿爾卑斯山，到處搶劫，根本是一群烏合之眾，反覆無常的習性使他們在戰役沒有結束之前就不告而別。炎熱氣候產生的瘟疫使整個軍隊受到感染，倖存的人員將諸侯和貴族的遺骨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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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毫無節制的酗酒產生的致命影響，常常歸咎於意大利人的背叛和惡意。當地的土著很高興蠻族終於遭到浩劫。這些不合常情的暴政可以與意大利令人感到可憐的暴君相比較，不論是民眾還是讀者，對於這種爭執事件不會有太大的興趣。

在11世紀和12世紀時，倫巴第人的勤奮和自由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這種光明正大的先例終於被托斯卡納共和國倣傚。意大利的城市保有市政府的組織，始終沒有受到廢止，皇帝的恩典和政策使這些特權得到認同，意圖通過平民的障礙來防止貴族的獨立。不過這些興旺的社區無論在數量還是精神方面，都使城市迅速發展，每天都在擴大他們的實力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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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城市根據面積列入主教轄區或行政區域，無論是修道院院長還是主教，邊境侯爵還是地區伯爵，都喪失了對土地的裁量權。最高傲的貴族受到說服或是被迫放棄孤獨的城堡，接受自由人和官吏更為光榮的身份。市民大會繼承立法的權責，但是執行的權力被委託給三位執政官，每年從貴族、豪門和平民這三個階層中選出，共和國通常有這樣的區分。基於法律平等所給予的保護，農業和商業的工作都逐漸恢復，但面臨危險的情勢培育著倫巴第人好武善戰的精神。通常在警鐘響起或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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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舉時，城市的大門湧入大批英勇無畏的隊伍，他們對鄉土的熱忱經過因勢利導，很快成為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面對這個風行一時的防禦體系，自負的愷撒也葬身在它的牆腳。自由的風向所向無敵，凌駕於兩位腓特烈之上，他們是中世紀最偉大的君王，頭一位在軍事武德方面的表現更為卓越，第二位在和平與知識方面有較傑出的成就。


 十四、腓特烈一世和二世的事功及日耳曼諸侯的獨立(1152—1250 A.D.)

腓特烈一世(1152—1190 A.D.)的抱負是要恢復身御紫袍的威嚴和光彩，帶著政治家的手腕、士兵的英勇和暴君的殘酷入侵倫巴第共和國。新發現的《民法彙編》是最有利於專制政體的一門學問，被收買的擁護者公開宣揚，皇帝對他的臣民而言，是掌握生命和財產而有絕對權力的主子。腓特烈的皇室特權一般說來沒有那麼可惡，在隆卡格利亞的議會中通過。意大利的稅收核定是3萬磅白銀，財務官員的掠奪使需求的數目增加到無法計算的地步。負隅頑抗的城市要運用威脅或武力加以攻佔，抓到的俘虜送給劊子手行刑，屍體用投射器具拋進城裡。米蘭受到圍攻而投降以後，這個雄偉的首都所有的建築物被夷為平地，300個人質被送到日耳曼，居民被趕到4個村莊去謀生，由不能通融的征服者實施高壓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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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蘭很快從灰燼中重生，災難使倫巴第人的聯盟變得更為堅固，他們的復國大業受到威尼斯、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和希臘皇帝的贊助，壓迫人民的結構在一日之內倒塌。

腓特烈一世在君士坦斯的條約裡雖然有保留條款，但還是簽字將自由權利給予24個城市。他的孫子在成年以後靠著個人的英勇繼續鬥爭，成為腓特烈二世(1198—1250 A.D.)，靠天賦得到個人和特定的優點，他的出生和教育讓人認為他是意大利人。兩個派系發生無法和解的爭執，吉貝林派依靠皇帝的支持，而歸爾甫派打出自由和教會的旗幟。當腓特烈二世的父親亨利六世同意帝國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合併時，羅馬的宮廷還在昏睡之中。從這些世襲的領土中，腓特烈二世在軍隊和錢財方面可以獲得源源不斷的接濟。然而腓特烈二世終於受到壓制，是來自倫巴第人的軍隊和梵蒂岡的威脅。他的王國被交給一個異鄉人，家族最後一個子孫在那不勒斯的行刑台上被公開斬首。在60年的時間內，意大利再沒有出現一位皇帝，只有當統治者的遺物受到可恥的拍賣時，才能讓人記起他們的名字。

西部的蠻族征服者們很高興用皇帝的頭銜來裝飾他們的首領，但是這並不表示授予他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般的專制權力。日耳曼人崇尚個人的自由，他們的征戰完全是出於自發的行為，民族的特質為一種精神所激勵，要對羅馬最新和古老的奴性法律體系抱著藐視的態度。他們那剛強的性格使他們拒絕順從官員的命令，而強大的個人武力又使他們具有極強的掌控欲。統治者要想把這種體系強加到他們的身上，這不僅徒然無益而且是極其危險的想法。查理曼和奧托的帝國早就被部族或行省的公爵、較小區域的伯爵還有在國界或邊陲的侯爵瓜分得一乾二淨，這些人都擁有民政和軍事的全部權責，就像早期的愷撒所指派的部將。絕大部分的羅馬總督都是軍人出身，靠著機運獲得高位，誘惑他們所僱用的軍團，覬覦君王的寶座，他們的反叛無論是失敗還是成功，都不會傷害到政府的權力和結構。

如果日耳曼的公爵、侯爵和伯爵對於權力的訴求不是那麼大膽，那麼他們的成功所導致的結局會持續更久，對國家造成的損害就會更大。他們的目標並不是最高的權力階層，暗中的努力是要建立和擁有行省的獨立自主。他們的野心受到下列因素的支持：產業和家臣的份量、相互之間的榜樣和資助、下屬貴族階層的共同利益、諸侯和家族的變遷和更換、未成年的奧托三世和亨利四世、野心勃勃的教皇，以及對意大利和羅馬並不穩固的皇位的徒勞追求。王室和地區主權的所有價值被行省的軍事首長逐漸篡奪，這些權力包括和平和戰爭、赦免和處死、鑄幣和徵稅，以及國外的聯盟和國內的經濟。不論用暴力獲得了什麼，都能通過施與恩惠或災難獲得批准，將之當作可疑的選舉或自願的賣命所獲得的報酬。無論被授予什麼，如果沒有受到傷害，就不能拒絕將之傳給他的繼承人或與他地位相等的人。任何與局部或臨時所有權有關的行動，都在不知不覺中塑造出日耳曼王國的制度。在每個行省，隨處可見的公爵或伯爵，形成介乎帝座和貴族之間的階層，有法律地位的臣民成為這些私人首長的附庸和家臣。首長從統治者那兒接過的旗幟，常常會在戰場上升起來對抗他。

加洛林和撒克遜的王朝基於迷信或政策，對於僧侶的謙恭和忠誠，產生盲目的依賴心理，尊重他們的世俗權力，不斷加以提升。日耳曼的主教轄區較之於最富足的軍事地區，在控制的地區和賦予的特權方面不相上下，而在豐富的收入和管轄的人口方面更有過之。只要皇帝還保有在主教職務出缺時，拔擢教會和世俗的人員來接替的權力，那麼這些朋友和寵臣出於感恩和抱負，就會全力維護皇帝的基業。但是等到主教的敘任發生爭執時，皇帝卻失去了對於教士會議的影響力。選舉的自由權完全得到恢復，主教的收入已經減少，這對於就職人員的第一次祈禱來說，是莊嚴的嘲諷，因為他們答應在就職以後，各教堂要推行單一薪俸的規定。

日耳曼出任政府職務的總督不必看上官的臉色，只有同儕的判決可以讓他降級貶職。在君主政體的早期，指派兒子繼承父親的公爵或伯爵職位，必須要懇求皇帝給予恩典。這逐漸使獲得成為一種習慣，索取成為一種權利，從直系繼承人延伸到旁系血親或女性姻親。帝國(開始時是流行的稱呼，最後成為法定的名銜)的領土根據遺囑和出售可以分割和轉讓，大勢所趨之下，私有和永久的繼承使公共的信託完全喪失作用。皇帝不可能再用籍沒和摧毀殺戮帶來的災禍獲得大量財富，對於無主的采邑按規定要在1年的期限內處理完畢，就是在選擇候選人時，也有責任要咨詢國會或省級議會的意見。

腓特烈二世崩殂以後，日耳曼成為有100個頭的怪物。一群諸侯和高級教士爭奪這個殘破的帝國，各地有無數的領主建立起城堡，倣傚上官的行為，根本沒有服從的觀念，一切都要按照自己所擁有的實力，以征服或掠奪之名不斷發生敵對行動。諸如此類的無政府狀態是歐洲的法律和習俗無可避免的後果。暴力的摧毀作用同樣使法蘭西和意大利王國在受到蹂躪以後四分五裂。然而意大利的城市和法蘭西的采邑在分崩離析的同時，產生了日耳曼式的聯合，在帝國的名義之下形成聯邦共和國的偉大體制。議會起初是一種常設的機構，後來則成為永久的制度，使民族的精神保持活力。一個公共立法機構的權力仍舊通過三個部分或團體進行運轉，分別是選侯、諸侯以及日耳曼的自由和皇家城市。

其一，七個最有權力的封建諸侯，獲得顯赫的稱號和位階，最重要的特權是選舉羅馬皇帝。這幾位選侯分別是波希米亞的國王、薩克森的公爵、勃蘭登堡的侯爵、萊茵地區的皇室領地伯爵，以及門茲、特裡夫和科隆的總主教。

其二，諸侯和高級教士的選舉團要從亂哄哄的大批成員中脫穎而出，最終減少到四種具有代表性的表決權，包括很多源遠流長而且獨立自主的伯爵，但是不包括貴族和騎士階層，就像在波蘭的議會，每到選舉，就會有6萬人騎著馬來參加。

其三，對於出身和權勢、武力和法冠感到自負的人，非常明智地認同平民是立法機構的第三個部分，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在同一時代被引進法蘭西、英格蘭和日耳曼的國家會議。漢薩同盟控制著北部貿易和航運，萊茵聯邦能夠確保內陸地區的和平與交通。城市運用財富和策略發揮影響力，對於選侯和諸侯這兩個位階較高團體所通過的法案，他們的否決依然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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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日耳曼皇帝查理四世虛有其表的尊榮(1347—1356 A.D.)

我們要到14世紀才能看清楚日耳曼羅馬帝國的真正情形和對比狀況，除了萊茵河和多瑙河的邊界以外，不再擁有圖拉真或君士坦丁的任何一個行省。他們那些一無是處的繼承人是哈布斯堡、拿騷、盧森堡和施瓦茨堡的伯爵。皇帝亨利七世為他的兒子獲得波希米亞的皇冠，他的孫子查理四世要是按照日耳曼人自己的說法，是出生在一個陌生而又野蠻的民族中間。
[103]

 等到巴伐裡亞的劉易斯被革出教會以後，查理四世獲得處於空位期的帝國，這是教皇的禮物，也可能是對他做出的承諾，然而不自量力的教皇在阿維尼翁的放逐和拘禁期間，自以為正在統治全世界。他的競爭對手的過世使得選舉團能夠達成一致，查理四世在毫無異議之下被尊為羅馬的國王和未來的皇帝。這個頭銜在同一時期也曾賤賣給日耳曼和希臘的愷撒，日耳曼皇帝僅僅是被選出的一位職位不重要的行政官員，選他的人是一批奉行貴族政體的諸侯，他們連一個村莊都不讓皇帝擁有。他僅有的可以發揮作用的特權是召集國家元老院開會，主持議程和提出議案。他的出生地是波希米亞王國，雖然不如鄰近的城市紐倫堡那樣的富裕，但已經成為他權力最堅固的基地和歲入最主要的財源。他率領軍隊越過阿爾卑斯山，全部實力是300名騎兵。

在聖安布羅斯主座教堂，查理四世用一頂鐵皇冠加冕，完全是按照倫巴第君主國的傳統做法，但是他只被允許帶一隊沒有武裝的隨從，等他進入以後城門就關閉起來。意大利的國王將米蘭的統治權授予威斯康提，這時反被後者的部隊監禁。查理四世在梵蒂岡再度用帝國的金冠加冕，但是要遵守一項秘密協定：羅馬皇帝必須立即離開，不能在羅馬停留一夜。口若懸河的彼特拉克
[104]

 憑著幻想恢復卡皮托的光榮，帶著悲傷的心情譴責波希米亞人可恥的逃走，甚至他同時代的人都可以看出，查理四世唯一可以行使的職責是高價出售特權和頭銜。意大利的黃金可以保證他兒子當選，但是這位羅馬皇帝實在貧窮得可憐，有一次在沃爾姆斯的街頭被一個屠夫抓住，扣押在一個小酒館要他還清欠款。

讓我們離開這個丟人現眼的場面，轉過頭去看看同一位查理在帝國議會上的呼風換雨。確定日耳曼制度的教皇敕書，是用統治者和立法者的名義頒布的，有100位諸侯在他的寶座前躬身行禮，願意接受總管或大臣的職稱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在皇家的宴會上，7位選侯是世襲的高級官吏，階級和頭銜不亞於國王，他們嚴格履行著內廷大臣的職責；門茲、科隆和特裡夫的大主教以及日耳曼、意大利和阿爾勒的終身職大法官，他們帶著莊嚴的神色將3個王國的印璽捧在手裡；大元帥騎在馬背上，帶著裝在銀器裡的燕麥行使他的職責，等他把燕麥倒在地上以後，就立即下馬去調整賓客的座位和覲見的次序；宴會管事由萊茵地區享有王權的伯爵擔任，他負責將菜餚端上皇帝的餐桌；勃蘭登堡侯爵擔任寢宮總管，用餐完畢後奉上盥洗的金壺和金盆；波希米亞國王的侍酒大臣是皇帝的兄弟盧森堡和布拉班特公爵。整個行列由幾位知名的獵手壓陣，他們在響亮的號角和獵犬的吠聲中，抬進來一隻野豬和一頭雄鹿。

皇帝的最高權力不僅限於日耳曼地區，歐洲的各世襲君王也明確表示，他具有萬人之上的地位和權力，他的祖先是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君王，是西部偉大共和國的世俗領袖
[105]

 ，尊貴的頭銜長久以來非他莫屬，只有他可以與教皇爭奪決定國王傳承和召集宗教會議的最高特權。學識淵博的巴爾托盧斯是民法的代言人，靠查理四世發給的年金過日子，在他的學院裡到處可以聽到這種論點：日耳曼皇帝是整個地球合法的統治者，管轄的區域從日出到日落之地。任何反對意見不僅是錯誤的謬論，而且要被視為異端邪說給予懲處，甚至福音書也如此宣稱：「愷撒·奧古斯都明令規定，世人都應繳稅。」

如果將奧古斯都和查理四世兩人之間的時空距離全部移走，我們會發現這兩位愷撒存在強烈的對比：那位波希米亞人誇大其詞來掩飾自己的虛弱，而那位羅馬人卻要禮賢下士來隱藏自己的強大。奧古斯都率領勝利的軍團，統治的海面和陸地的領土從尼羅河和幼發拉底河直到大西洋，然而他卻自稱是國家的公僕，和他的同胞完全平等。羅馬和所屬行省的征服者，採用全民與合法的形式擔任監察官、執政官和護民官。他的意志就是人類的法律，但是宣佈他的法律卻要借用元老院和人民的聲音。是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使他們的主人不斷地接受委託治理共和國。奧古斯都的穿著服飾、家庭生活
[106]

 、頭銜稱呼、社會職能，全都維持一個羅馬平民的形象。那些最富心機的諂媚者，對於具有絕對和永恆權力的國君，用尊敬的態度始終保守著這個秘密。


 第五十章 略述阿拉伯地方及其居民 穆罕默德的家世、風範及其教義 在麥加傳道 逃到麥地那 伊斯蘭用劍傳播教義 阿拉伯人主動皈依和被迫降服 穆罕默德辭世及其繼承人 阿里及其後裔的權勢和機運(569—680 A.D.)

我追蹤君士坦丁堡和日耳曼迅速輪替的愷撒，經過600多年以後，現在要回到赫拉克利烏斯的統治時期，在希臘王國的東部邊境停留下來。就在國家因波斯戰爭而民窮財盡，教會因聶斯托利派和一性論者的爭執而混亂不安時，穆罕默德一手持劍一手拿著《古蘭經》，在基督教和羅馬的廢墟上建立起他的寶座。這位阿拉伯先知的才華、民族的特質和宗教的精神，是東部帝國衰亡的主要因素。我們得用好奇的眼光注視這場令人難忘的變革，如何為世界各民族帶來恆久而新穎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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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阿拉伯半島的地形、氣候和自然狀況

這塊空曠的地域位於波斯、敘利亞、埃及和埃塞俄比亞之間。阿拉伯半島
[108]

 像是不規則而又極為寬闊的三角形，從最北部的頂點位於幼發拉底河岸的貝勒斯
[109]

 算起，1500英里的中線終止在巴貝曼德海峽和乳香產地的底邊處。
[110]

 在腰部的位置，從東到西就是從巴士拉到蘇伊士，也可以說是從波斯灣到紅海
[111]

 ，寬度大約是中線的一半。三角形的兩邊越來越寬，南部面對印度洋的底邊已有1000英里，整個半島的面積超過德國或法國的4倍，極大部分是所謂的巖地或沙漠。韃靼地區由於自然的力量，裝點著高聳的林地和茂密的草原，孤單的遊客置身於植物叢生的環境中，可以獲得舒適和安慰。

在阿拉伯淒涼的荒野之中，只有一望無垠的滾滾黃沙，被險峻崎嶇而又赤裸貧瘠的山脈隔斷，礫質地表沒有任何蔽蔭和庇護，整天暴露在熱帶白熾的陽光之下。呼嘯的氣流不會給人帶來清新和涼爽，特別是從西南吹來的熱風，散佈瘴癘的死亡氣息。那些時而上升時而攤平的沙丘，可以形容為大海的浪濤，激烈的風暴可以埋沒整個商隊或一支大軍。水源是上天的恩惠，成為尋求和爭奪的目標，木材如此稀少使人要用別的方式來生火和取暖。阿拉伯沒有可以通航的河流，不能用來灌溉農田，更無法將貨物運到鄰近地區。山間溢流的洪水很快會被乾渴的大地吸收。那些極少見的植物都在艱困的環境中掙扎，羅望子樹和金合歡把根深植在岩石的縫裡，靠著夜間的露水得到滋潤。坑洞和水溝中存集很少的雨水，深井和清泉是沙漠的秘密寶藏。到麥加
[112]

 去的朝聖客飽受很多天飢渴和炎熱之苦以後，只能從滿是硫黃和鹽漬的盆地裡找到一點水源，那種味道真是難以入口。

這便是阿拉伯一般氣候和地理環境的真實寫照。可怕的經驗增加了局部或暫時的歡愉的價值，一片遮蔭的叢林、一塊青蔥的草地或是一灣清澈的流水，都可以招來一群阿拉伯人定居下來，在這塊為他們和牛只提供食物和休憩的場所，辛勤種植椰棗和葡萄。濱臨印度洋的高地，因豐富的森林和降雨而顯得大為不同，氣候更為溫和，水果更為可口，人畜更為繁多，肥沃的土地讓胼手胝足的農夫獲得應有的酬勞，生產天賜的禮物像是乳香
[113]

 和咖啡，在每一個時代都吸引著全世界的商人。要是和半島其餘的部分相比，僻處海角的地區真可稱得上洞天福地，產生的奇幻色彩由於距離的遙遠而令人更為神往。這個世外桃源完全是大自然的恩惠和傑作，當地土著具有奢侈而又純真這兩種互不兼容的氣質，地下埋藏著黃金
[114]

 和寶石，陸地和海洋都瀰漫著甜美的香料氣息。這種沙漠區域、山巖地帶和農耕田地的劃分，希臘人和羅馬人非常熟悉，阿拉伯人卻一無所知。令人感到好奇之處在於，雖然當地居民的語言和習俗始終未變，但這片國土卻絲毫沒有保留下古代地理的痕跡。巴林和阿曼這些濱海的地區正對著波斯的領土。也門王國表明了阿拉伯·費利克斯的邊界，至少能夠讓人知道它的位置。勒吉德的空間廣闊一直延伸到整個內陸，穆罕默德的出生地是漢志，整個行省位於紅海的海岸。
[115]



人口數量受到食物供應的制約，羅馬或波斯一個土地肥沃而工作勤奮的行省所擁有的臣民數目可能超過這巨大半島的全部土著。伊克錫法吉人
[116]

 或稱「食魚者」沿著波斯灣、印度洋或紅海的海岸不停遷移，尋找來源不穩定的食物。在這種難以稱為社會的原始卑賤的狀況之下，這些未開化的種族沒有技藝和法律，甚至缺乏理性和語言。世代和時光在無聲無息之中不斷向前滾動，無助的族群因貧窮和生存的需要被局限在狹窄的海濱，使得後裔無法繁衍壯大。在更早的古代時期，有很大部分的阿拉伯人的確能擺脫悲慘的困境，這塊草木不生的荒野無法維持狩獵民族的生存，很快就發展出更有保障更為富足的遊牧生活。沙漠的部落數千年來從未改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從對現代貝都因人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知他們祖先的特徵。
[117]

 無論是在摩西還是穆罕默德的時代，他們都住在相同形狀的帳幕之中，把馬匹、駱駝、羊群趕到同樣的泉水和草地去放牧。自古以來我們在豢養一些家畜以後，勞累減少而財富增加，因而這些家畜成為阿拉伯牧人最忠心的朋友和最勤奮的奴隸。

根據博物學家的看法，阿拉伯是真正的最早出現馬的地區，氣候的狀況最有利於這種神駿動物的生存，倒不是在於體型的大小，而是在於精力和速度方面得到充分的發展。巴爾布、西班牙和英格蘭三地的馬匹得到舉世的讚譽，在於它們都有阿拉伯馬的雜交血統。
[118]

 貝都因人用近乎迷信的審慎態度，保持純種馬的榮譽和名聲，公馬的售價很昂貴，但母馬也很少出讓。生下一匹血統純正的小馬，在部落中是值得眾人歡樂和道賀的大事。像這些名貴的馬匹從小養育在帳幕之中，與阿拉伯人的兒童生活在一起，受到親切的關懷和教導，養成溫馴合群和熱愛主人的天性。它們只習慣於疾行和奔馳，不會因濫用馬刺和鞭笞而變得遲鈍和麻木，蓄備精力用於奔逃或追逐的需要，只要感覺到手掌的輕拍或馬鐙的緊挾，立刻像一陣風般迅速向前馳騁。但是如果騎士在飛奔之中突然掉下來，它就會停止不動直到騎士重新坐上馬鞍。

駱駝在阿非利加和阿拉伯沙漠是神聖而貴重的禮物，強壯和極有耐性的牲口負著重物，可以不吃不喝照常行走數天之久。這些在身軀上打上奴役印記的動物，可以用第五個胃儲存一大袋清水，體型較大的品種可以負荷1000磅的貨物；單峰駝的骨架較小但更為靈活，比賽時連最快的駿馬也追趕不及。無論是活著還是死去的駱駝，全身沒有一點廢物，都可為人所用，母駱駝的產奶量多而且營養高，小駱駝的肉質可以媲美最嫩的牛肉
[119]

 ，從尿中可以提煉出價值極高的鹽，干糞可以做燃料，每年脫落又要重生的長毛，貝都因人拿來編織成衣物、用具和帳幕。牲口在雨季以沙漠中數量不多的青草為生，在炎熱的夏天和萬物俱寂的冬季，貝都因人把帳幕移到海邊、也門的山地或是幼發拉底河的鄰近地區，甚至常常不顧身家性命前往尼羅河岸，或是抵達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村莊。浪跡天涯的阿拉伯人過著危險而困苦的生活，儘管他們有時用劫掠或交易的方式，獲得一點手工業的產品，但是即使是一位最普通的歐洲人，他所享受的舒適和歡樂的生活，也遠在可以帶領1萬匹駿馬在原野上奔馳的高傲酋長之上。

就我們所知，西徐亞人的各旗和阿拉伯人的部落之間有一個顯著不同之處。阿拉伯人有很多族人集中在市鎮上，從事手工業和農業的工作，但仍用部分時間和精力來管理牛群。不論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他們都會與沙漠中的兄弟在一起，貝都因人從這種對雙方有利的交往中，可以獲得他們缺少的東西，掌握一些原始的技巧和知識。阿布·爾菲達列舉阿拉伯半島42座城市
[120]

 ，其中最古老和人口最多者位於被稱為樂土的也門，像是薩阿納
[121]

 的高聳群塔和墨拉布
[122]

 的奇妙水庫，是荷美萊特人的歷任國王所興建，但是它們發出的褻瀆神聖的色彩，卻被靠近紅海相距270英里的麥地那
[123]

 和麥加
[124]

 的先知榮光掩蓋。這些神聖地點中的最後一個被希臘人稱之為馬科拉巴，字尾的含義表示出壯麗和偉大，但實際上即使是在最興旺的時期，城市的範圍和人口的數量也從未超過馬賽。馬科拉巴的創建者之所以選擇這處沒有發展空間的位置，必定有某種不為人知的動機，也可能與迷信有關。他們在3座荒山的山腳下面，一片長不過2英里、寬不過1英里的平原上，用泥土和石塊興建房屋，土壤都由岩層構成，所有的水都苦澀而又渾濁，就是神聖的澤姆澤姆水井也同樣如此。草原遠離城市，葡萄要從70英里外塔耶夫的農場運來。

古萊西族統治麥加時，憑著顯赫的名聲和進取的精神在阿拉伯人部族中極為突出。那裡貧瘠的土地無法進行耕作，但所處的位置有利於商業活動。他們運用40英里外的格達港，與阿比西尼亞保持極為方便的來往，這個基督教國家為穆罕默德的門徒提供了最早的庇護地。阿非利加的財富抵達半島送到巴林行省的格拉或卡提夫，這個城市據說是由迦勒底的流犯用鹽巖建造而成。他們從那裡帶著波斯灣出產的珍珠，乘坐木筏漂流到幼發拉底河口。麥加的位置在右邊的也門和左邊的敘利亞之間，相距各有1個月的行程，他們的商隊以前者作為冬季的集散中心，夏季則是後者，都能按時到達，使印度的船隻免除紅海漫長而艱苦的航行。在薩阿納和墨拉布的市場，還有阿曼和亞丁的港口，古萊西人的駱駝滿載著昂貴的香料。在波斯特拉和大馬士革的市集上更可以買到糧食和各種產品。獲利豐厚的貿易使得麥加街頭呈現富足和繁榮的景象。而這個部族的尊貴子弟，則把對武器的熱愛和經商的職業結合起來。


 二、阿拉伯人維持獨立的精神和酷愛自由的習性

阿拉伯人能夠保持永久的獨立，一直是外人和土著極口讚譽的題材，而辯論的藝術更使得這個離奇的事件，變為了預言和奇跡，使以實瑪利
[125]

 的後裔獲得莫大的利益。有些例外既無法掩飾也不能避免，使得這種論證方式顯得多餘和不切實際。也門王國先後為阿比西尼亞人、波斯人、埃及的蘇丹
[126]

 和土耳其人
[127]

 所征服。聖城麥加和麥地那多次屈從西徐亞暴君的淫威，羅馬的阿拉伯行省
[128]

 將那片特殊的荒野包括在內，想當年，以實瑪利和他的兒孫在他的兄弟以撒的注視之下在那裡紮營。然而，這些都是暫時和局部的例外，事實上整個民族的主體，總能逃脫實力強大的王國想要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塞索斯特裡斯
[129]

 和居魯士，龐培和圖拉真的武力，始終未能達成征服阿拉伯的目標。目前土耳其的統治者只能運用微不足道的管轄權，稍為處理不當就會引來危險，派兵攻打也無法發揮效用，只有放下傲慢的姿態，力求獲得這個民族的友誼。阿拉伯人能夠保有自由最明顯的原因在於國土的特點和民族的性格，在穆罕默德以前長遠的世代
[130]

 ，無論是攻擊還是防禦作戰，他們奮不顧身的英勇在鄰國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士兵的耐性和積極性是在遊牧生活的習慣和磨煉中逐漸形成的，照應羊群和駱駝的工作交給部落的婦女，但好武善戰的青年追隨著酋長的旗幟，騎著駿馬在原野上飛馳，演練搭弓射箭、標槍投擲和彎刀搏鬥。從古以來自由獨立的記憶是使它繼續下去的最堅實的保證，後代子孫受到激勵要維護祖先遺留的權利，遇到共同敵人的進犯就會擱下家族之間的世仇。在他們與土耳其人的最後一次敵對行動中，麥加的商隊遭到8萬名同盟軍的攻擊和掠奪。當阿拉伯人向戰場進軍時，希望在前線獲得勝利，同時也要在後方保證能夠安全撤退。他們的戰馬和駱駝在8到10天，可以進行400到500英里的行軍，很快在征服者的眼前消失。沙漠中的秘密水源很難搜尋，得勝的部隊追逐著一支看不見的敵軍，就會在乾渴、飢餓和疲憊中紛紛倒斃；敗退的土著卻在酷熱荒野的深處養精蓄銳，藐視對方的不智。

貝都因人的武力和沙漠不僅是贏得自由的保證，而且也是阿拉伯半島這塊世外桃源的屏障。那裡的居民遠離戰爭，宜人的氣候和肥沃的土地使他們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奧古斯都的軍團因疾病和疲乏而潰不成軍
[131]

 ，只有運用海上武力才能使也門屈服。當穆罕默德舉起神聖的旗幟時，整個王國還是波斯帝國的一個行省，荷美萊特人的7位王子仍在統治著山區，科斯羅伊斯派出的代理人想要忘掉遙遠的祖國和不幸的主子。查士丁尼的歷史學家敘述阿拉伯人的獨立狀況，說到他們因利益或感情而分裂，一直在東部進行長久不息的爭執。迦山部落獲得允許可以在敘利亞的領土設置營地，希拉的公侯可以在巴比倫廢墟以南40英里之處興建城市。這些部族在戰場上不僅行動快速而且勇敢，但是他們的友誼可以用金錢收買，欠缺忠誠之心，隨時會反目成仇，要煽動這些到處遷移的蠻族，遠比解除他們的武裝更為容易。經歷多次戰爭的頻繁互動以後，他們摸清了羅馬人和波斯人虛張聲勢的軟弱，難免表現出目空一切的態度。從麥加到幼發拉底河，阿拉伯部族被希臘人和羅馬人統稱為薩拉森人
[132]

 ，每個基督徒提到這個名字，都免不了會產生畏懼和憎恨的情緒。

奴性深重的人處於暴君淫威之下，只能吹噓國家的獨立自主，但阿拉伯人的確具備個體的自由，可以享受若干程度的社會福利，無須放棄天賦的特權。在每一個部族，迷信、感恩或財富總會將某個特殊家族推到高於他人之地位。身份崇高的族長或酋長毫無例外地都出於特定的世家，不過，繼承的法則並不嚴謹，而且沒有約束的力量，常會從尊貴的親屬當中，選擇才能卓越或德高望重的人，擔任這個簡單而又重要的職位，運用智慧來排解糾紛，以身作則來鼓舞士氣。甚至一名婦女憑著勇氣和見解，也能像芝諾比亞一樣指揮自己的同胞。幾個部族短暫聯合可以成立一支軍隊，更為長久的結合便形成一個民族，權勢最高的領袖是酋長中的酋長，他的旗幟在眾人的頭上飄揚，在外人的眼裡，值得加上王的榮名。要是阿拉伯的公侯濫用權力，很快就會受到懲罰而為子民所拋棄，要知道他們的習慣是接受溫和的領導作風與如家長般的處理方式。他們保持自由的風氣，行動不受任何制約，在廣闊的沙漠，不同的部落和家族結合在一起，是靠著共同遵守的自願協議。也門土著個性溫馴，支持君王的排場和威嚴，然而假若統治者為了避免生命發生危險，以致不敢離開皇宮，那麼政府的實際統治權，必然落在貴族和官員的手裡。位於亞洲內陸的城市麥加和麥地那，形式或應該說是實質上呈現出共和國的特徵。

穆罕默德的祖父和他的直系祖先，一直以國家的君主身份處理國外和國內的事務，但是他們像伯裡克利在雅典或美第奇在佛羅倫薩一樣，只是用過人的智慧和正直的見解來進行統治。他們的影響力也像遺產那樣為繼承人均分，國家的權杖由先知的叔伯輩，傳到古萊西部族較為年輕的支派手中。遇上重大事情，他們會召開人民大會——人類為了讓他人聽命總是要對其進行強迫或說服，古代的阿拉伯人重視口才的運用和技術，是公眾享有自由最明確的證據。
[133]

 不過他們簡樸的自由與希臘和羅馬共和國大不相同，不僅沒有那麼精巧，也不像一部人工製成的機器般，可以使每個成員在社會中分享一份不容分割的民主和政治權利。在阿拉伯那種較為簡單的格局之下，整個民族是自由的，因為它的每一個兒孫都拒絕聽命於一位主子的意願。每一個人的胸懷為英勇、堅毅和節制這些嚴苛的德行所武裝，對獨立的熱愛使他養成自我克制的習慣，害怕喪失榮譽和顏面使他蔑視低俗的恐懼，能夠面對痛苦、危險和死亡。心靈的莊重和堅定能在外表上充分顯示出來：說話緩慢、有力而確切，不輕易發出歡樂的笑聲，唯一的動作是經常輕捋自己的鬍鬚，那是一個男子漢可敬的象徵。他對自身重要性的體會使他對同輩的言行絕不輕佻，面對上司絕不畏懼。
[134]

 薩拉森人在對外進行侵略之後仍然保持著自由的傳統，早期的哈里發熱衷於臣民粗野和通俗的語言，登上講壇對會眾進行勸說和教導。阿拔斯王朝在將帝國的首都遷往底格里斯河畔之前，並沒有採用波斯和拜占庭宮廷傲慢和誇耀的儀式。


 三、阿拉伯人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

我們在對民族和人群進行研究時，應當注意那些使得彼此和睦或仇恨的原由，是什麼因素使得社會習性趨向狹隘或博大，變得溫和或激進。阿拉伯人與其他民族隔絕，養成把所有陌生人看成是敵人的習慣，貧瘠的土地仍舊流通著一種法理的箴言，直到現代仍為人們所信奉和實行。他們經常運用類似的說法，那就是在劃分地球區域時，那些肥沃和豐饒的地帶被分給人類大家庭中另外的支派，以實瑪利受到放逐所綿延的後代，應得的遺產已經被不公正地剝奪，現在可以用欺騙或暴力的手段重新收回。要是按照普林尼的說法，阿拉伯部族對盜竊和經商都同樣內行。穿越沙漠的商隊被綁架勒索贖金或是遭到搶劫，從遙遠的約伯和賽索斯特裡斯
[135]

 時代以來，他們的鄰人便成為掠奪風氣的犧牲品。要是有個貝都因人在遠處發現一個孤獨的旅人，就會騎上馬大叫大嚷地衝過去：「趕快自己脫光衣服!你大嬸(就是我老婆)還沒衣服穿呢!」照著話做可以使他高抬貴手，反抗只有激怒攻擊者，在正當防衛的借口下只有讓受害人白白犧牲性命。無論是一個人作案還是幾個人聯手，都是名副其實的土匪，但要是成隊的人進行類似的行為，就性質而言已經可以稱為合法而正當的戰爭。一個如此武裝起來冒犯他人的民族的特性，毫無問題地會因內部的剽掠、謀殺和報復而火上澆油。根據歐洲的制度，和戰大權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而實際行使這種權力的更是僅限於幾位高層人員；但是每個阿拉伯人都可以隨時用長矛刺死同胞，不僅免予懲罰反而得享大名。一個民族的結合只靠含糊類似的語言和習俗，行政官員的司法審判權在這種社會中沉默無言形同虛設。

據說在穆罕默德之前的蒙昧時期，阿拉伯人曾經發生過1700次戰鬥
[136]

 ，敵對情緒由於政治派系的鬥爭而變得更為激烈，只要誦讀一段散文或詩歌，就能激發年深月久的宿怨，在敵對部落的後裔心中重新燃起祖先的怒火。在私人生活中，每個男子凡是涉及自己的事件都自以為是審判者和報復者，至少就家族而言是如此。他們對個人的榮譽極其敏感，顏面受辱在他們看來比身體上的傷害更為嚴重，這為阿拉伯人的爭吵增加了致命的毒液。在涉及女人和鬍鬚的榮譽問題上更是事關重大，一旦碰觸就會受傷。一個下流的動作或是一句藐視的言辭，只能用冒犯者的生命來償還所受的羞辱。他們可以極為固執地耐心等待，用整月或數年的時間來尋找機會實施報復。任何時代的蠻族，對謀殺的罰金或賠款的做法都非常熟悉，但是在阿拉伯，死者的親屬可以憑著自己的意願，選擇是接受金錢還是親自實施合法的報復。阿拉伯人無所不用其極的惡毒之心甚至拒絕接受兇手的頭顱，要一個無辜的人代罪犯受過，把懲罰轉移到對方部族最有名望和最受重視的人身上，認為這樣才能給予仇敵最大的傷害。如果他們真把這個人殺死了，那麼又輪到自己落入隨時遭到報復的危險之中。血債的利息和本金累積起來，這些家族的每個人都過著怨恨和疑慮的生活，有時甚至過了50年，這筆血海深仇的賬還是無法算清。
[137]

 嗜血的風尚根本不知憐憫與寬容為何物，不過基於榮譽的要求，倒是能夠對其有所制約，每次參加械鬥的人員，在年歲、力氣、數量和武器方面必須概括相等。在穆罕默德以前的時代，每年有長達2個月甚至4個月的節間，無論是本族還是對外的敵對行動，基於宗教的要求都不得拔刀相向，這種局部的休戰強烈表現出阿拉伯人習慣於無政府狀況和黷武好戰的特性。
[138]



商業和文學發揮溫和的影響力，使得阿拉伯人劫掠和復仇的精神能夠有所節制。孤寂而隔絕的半島四周圍繞著古代世界最開化的民族，商賈是全人類的朋友，每年前來的商隊最早將知識和禮儀的種子傳入這些城市，甚至進入沙漠裡的帳幕。不論阿拉伯人的世系出於何處，他們使用的語言與希伯來語、敘利亞語和迦勒底語有同一語源。部落獨立的標誌是他們特殊的方言
[139]

 ，但是每個部族，又以自己的方式，喜歡加上麥加那種精純而清晰的詞彙。阿拉伯就如同希臘一樣，言語的完美超越文雅的舉止，它的詞彙可以區分80種蜂蜜、200種蛇、500種獅子和1000種劍的名字，而且有一段時期這部極其冗長的字典，全部保存在不識字者的頭腦之中。荷美萊特人遺留的紀念碑使用已經廢棄的神秘文字，但在幼發拉底河兩岸發明的庫法字體
[140]

 ，後來經過演變成為現代字母的基礎，新近發展出來的字母體例是在穆罕默德出生後，由定居在麥加的外鄉人所傳授。

生來自由而又能言善道的阿拉伯人，對於文法、計量和修辭一無所知，然而他們有敏銳的理解力、卓越的想像力、驚人的智慧而且極富感性
[141]

 ，精心撰寫的作品能使聽者受到強烈的影響。一位猶如旭日東昇的詩人憑著天才和成就，不僅受到部落，也受到整個民族異口同聲的讚譽。準備盛大的節慶宴會和婦女的吟唱隊伍，敲打著手鼓，展示出婚禮的華麗排場，在她們的兒子和丈夫面前歌誦，述說他們的部落何其幸福，宣告現在已出現一位為他們的權利辯護的鬥士，宣告一位民族的先鋒用高昂的音調為族人贏得不朽聲譽。遙遠或敵對的部落都會前往參加一年一度的市集，後來被早期穆斯林的狂熱分子廢止。這種民族的集會必定能夠消除野蠻的習性，建立和諧的關係。在30天的會期之中他們進行各種交易行為，除了購買糧食和酒類，還舉行辯論和詩歌比賽。吟遊詩人踴躍參加爭取各種獎品，優勝的詩文保存在王公和酋長的檔案記錄之中，有7首膾炙人口的詩，原作用黃金鑄成，懸掛在麥加的廟宇裡
[142]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讀到譯文。阿拉伯詩人是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和導正人心的教師，他們帶著偏見憐憫他們的同胞，激勵和鼓舞他們的德行。慷慨大方和英勇無畏的親愛精誠是他們最喜愛歌誦的主題，當他們用尖銳的嘲諷指向一個可鄙部族時，那種辛辣而苦澀的譴責，使得對方的男子不知如何回應，婦女也無法否認。

亞伯拉罕的好客風尚曾經被荷馬極力表揚，仍然在阿拉伯人的營地被奉行不渝。凶狠的貝都因人在沙漠中令人畏之如虎，但對於信任他們的榮譽、膽敢進入他們帳幕的陌生人，根本不加盤問就予以熱情的接待，不僅非常慇勤而且敬重，客人可以分享主人的財富，主人就是再貧窮也會盡其所能，在客人休息一段時間以後主人就會送客上路，並且致以感謝、祝福甚至贈送禮物。對於兄弟和朋友的需要更會付出關懷和伸出援手，這種值得公眾頌揚的英雄風格，還要超越常人經驗和習性的狹窄範圍。

在麥加的市民之中，誰有資格獲得最為慷慨的美名，這個問題引起爭論，於是有3個人陸續被提出來，認為只有他們能一比高下。阿拔斯的兒子阿卜杜勒要到遠方去遊歷，乘坐在駱駝背上，聽到懇求者的聲音：「啊，你的叔叔是神的使徒，我是個坐困愁城的旅人。」他聽到這話立刻跳下鞍來，把自己的駱駝連同華麗的飾物送給朝聖客，加上裝有4000個金幣的錢袋，僅剩下的一把劍可能是尊貴親人的禮物，具有內在的價值而被留下來。第二位是凱斯，他的僕人告訴另一位懇求者，主人在睡覺，不過他接著說：「這一袋錢有7000個金幣(家中的全部財物)，而且主人還有指示，可以再送給你一頭駱駝和一個奴隸。」主人醒來後對忠誠的管家大加讚揚，並且使他獲得自由，只是溫和地加以指責，說他太重視主人的睡眠而怠慢來客。第三位豪邁的人物是瞎子阿拉巴，他在前往禱告時，通常靠兩個奴隸用肩膀支撐著他慢慢行進。他回答道：「哎呀!我的錢箱全部空了!但是你可以將這兩個奴隸帶走賣掉，要是你拒絕，我也決計不要他們。」說完話他把這兩個年輕的奴隸推開，靠著手杖沿著牆壁摸索回去。哈特姆的性格是阿拉伯人德行最完美的典範
[143]

 ，作戰英勇，對人慷慨大方，是位文辭優美的詩人和功成名就的強盜，有次舉行盛大的宴會，他燒烤了40頭駱駝。當一個敵人向他乞求饒命時，他立即退還所有的俘虜和戰利品。他的族人崇尚自由，藐視法律的公正，擺出驕傲的姿態縱情於一時的憐憫和寬大。


 四、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以及外來宗教的影響

阿拉伯人的宗教
[144]

 一如印第安人，崇拜太陽、月亮和恆星，是非常原始而且看上去合理的迷信模式。天上亮麗的發光體顯示可見的神明形象，這些星體的數量和距離在哲學家或世人的眼中，形成無限空間的概念。固定的球體具有永恆的特性，似乎不會毀壞或腐朽，有規律的運動被認為是理性或本能所產生的作用，它們發揮出的真實或想像出來的影響力則更增強了人們的信念，讓人認為這些星體會關心地球和其上所居住的生物。天文學最早在巴比倫獲得孕育和發展，阿拉伯人的課堂則是晴朗的天空和赤裸的平原。他們在黑夜裡行進時，靠著星星指引方向，因而它們的名字、運動的路徑和每日的位置，所有好奇而虔誠的貝都因人都很熟悉。他們從經驗得知月亮的黃道帶可以分為二十八宿，向帶來雨水紓解沙漠旱象的星座祈禱。天體的統治無法延伸到不可見的空間，為了維護靈魂轉世和肉體復活的理念，必須強調超越物質的精神力量，一頭殉葬的駱駝在死後仍可供主人在另一個世界使用，召喚已經離開肉體的靈魂，表明死者仍有知覺和權勢。我對於蠻族盲目的迷信——關於那些地方神祇、星座、虛空和大地，無論是它們的性別、名銜、尊榮和位階，毫無所知也不感興趣。每一個部族、家庭或戰士，對於狂熱禮拜的儀式和對象都可以任意創造和變換，但整個民族不論在哪個時代，都用謙恭的態度接受麥加的語言和宗教。

真正天房的古跡出於公元之前，希臘歷史學家狄奧多魯斯
[145]

 在描述紅海海岸時，提到薩穆迪特人和塞伯伊人的居住地區之間有一座著名的廟宇，它那非同一般的神聖性，受到阿拉伯半島所有居民敬拜。廟宇使用亞麻和絲質的帷幕，每年由土耳其皇帝加以換新，第一次舉行這種儀式，是在穆罕默德之前700年，由荷美萊特國王負責提供。
[146]

 蠻族禮拜神明只要一頂帳幕或一個山洞就足夠使用，但是他們卻修建了一座用石塊和泥土作為材料的建築物，東部的國君限於技術和能力，建造的天房只能如同原型
[147]

 一樣的簡樸。寬大的柱廊圍繞著正方形的天房，那是一座長24肘尺、寬23肘尺和高27肘尺的方形宮殿，只有一扇門和一扇窗用於采光，雙層屋頂由三根木柱支撐，一根水管(現在是黃金打造)排除屋頂的雨水，澤姆澤姆聖井為了防止意外的污染特地蓋上圓頂。古萊西部族運用權謀或武力獲得天房的管理權，這一教士的職務經過四代直系親屬的繼承，最後落到穆罕默德祖父的手裡，他的出身是哈希姆族，在同胞眼中是最神聖和最受尊敬的世系。
[148]



麥加的周圍地區享有聖地的特權，每年最後一個月，城市和廟宇擠滿各地前來的朝聖客，向上帝的殿堂呈獻誓詞和祭品。忠誠的穆斯林現在還是奉行同樣的儀式，這原先是偶像崇拜者創立和延續的迷信活動。各地的朝聖客在離城還很遠的地方，便更換身上的衣服，匆匆繞行天房七圈，親吻神聖的黑石，七次前去朝拜鄰近的高山，七次朝著米納山谷投擲石塊，最後奉獻羊只或駱駝作為犧牲，在聖地埋下犧牲的毛和蹄，才完成整個的朝聖程序，與今日的做法並沒有不同。每個部落從天房學會或教導自己的敬神儀式，廟宇裡裝飾和豎立360個人物、鷹鷲、獅子和羚羊這些偶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紅色瑪瑙製成的赫巴爾雕像，手裡拿著7支無鏃和無羽的箭矢，代表瀆神預言的工具和象徵。這座雕像是敘利亞藝術的紀念物，在更為原始的時代只要一根石柱或石碑就可以進行祭神的活動，以沙漠裡的岩石模仿麥加的黑色隕石
[149]

 ，用來鑿成神像或祭壇，這些東西顯然源於偶像崇拜，因而備受譴責。

從日本到秘魯到處都流行犧牲的運用，虔誠的信徒在神明的面前毀棄或燒掉最心愛或最貴重的禮物，以表示感激或恐懼之心。人的生命
[150]

 成為最寶貴的祭品，用來求神免除大眾的災難，腓尼基、埃及、羅馬和迦太基的祭壇一直浸染著人血。阿拉伯人長期盛行這種殘酷的儀式，第3世紀時，杜馬提安人
[151]

 的部落每年用一個童男作為犧牲，薩拉森王子曾是查士丁尼的盟友和士兵，把一位俘虜的王室青年殺死獻祭。
[152]

 父母將其子獻上祭壇，展現的是宗教狂熱極其痛苦而又崇高的感情，聖徒和英雄所做的榜樣使這種行為或意願顯得更為神聖。穆罕默德的父親發出輕率的誓言要將自己獻給神明，後來好不容易用價值100頭駱駝的禮物贖回性命。阿拉伯人從愚昧無知的時代開始，就像猶太人和埃及人一樣不吃豬肉
[153]

 ，在男孩進入青春期時舉行割禮。
[154]

 《古蘭經》對這種習俗未加指責或首肯，保持沉默的態度，傳給後代子孫和皈依的外族信徒。一些有識之士加以臆測，認為這種做法只是富於心機的立法者有意順從同胞極為固執的偏見，但是寧可單純相信，這只是謹守年輕人的習慣和意願，原先並沒有預想到這種適宜麥加氣候條件的做法，到了多瑙河或伏爾加河地區以後，對於身體的衛生根本不會產生有利的作用。

阿拉伯是自由之邦，每當鄰近的王國受到外敵入侵和暴政的打擊時，遭受迫害的教派就會逃到這片樂土，在此過上無憂無慮極其自在的生活。那些薩比安派教徒、祆教徒、猶太教徒和基督徒所信奉的宗教，經過波斯灣傳播，之後到達紅海。在更為遙遠的古代，薩比安教義經由迦勒底人
[155]

 的科學和亞述人的武力傳遍亞洲各地。巴比倫的祭司和天文學家
[156]

 用2000年觀察所獲得的經驗，演繹出自然和天體的永恆法則。7位神明或天使指揮7大行星的運轉，受到他們的敬拜，並且把無法抗拒的影響力投向地球。那7大行星的特性、黃道12宮的符號以及南北半球的24個星座，全部用圖像和符咒表現出來，每個星期的7天各有所代表的神明。薩比安教派每天要禱告3次，哈蘭的月神廟是朝聖的地點。
[157]

 但是他們對信仰保持堅定的彈性，隨時能夠向別人學習或努力教導，在創造世界、洪水氾濫和教長授命的傳說中，他們和俘虜的猶太人有極為類似的說法，全部訴諸亞當、塞特和以諾等秘典
[158]

 ，再摻雜一些福音書的道理，使多神教論者的殘餘勢力轉變為巴士拉地區的聖約翰派基督徒。
[159]

 巴比倫的聖壇被祆教信徒推翻，但薩比安教派受到的傷害被亞歷山大用刀劍進行報復，波斯人在異族的奴役之下呻吟500年之久，瑣羅亞斯德最純潔的門徒逃脫偶像崇拜的污染，前往沙漠與過去的敵手一同呼吸自由的空氣。
[160]



穆罕默德逝世前700年，猶太人已經在阿拉伯半島定居下來，提圖斯和哈德良統治時的戰亂期間，有更多的人被從聖地驅趕出來。這些勤勞的流亡人士嚮往著自由和權力，他們在城市裡修建會堂，在曠野中構築堡壘。那些非猶太人的改信者因為受過割禮，外表上看起來與以色列人的後裔沒有什麼區別。基督教的傳教士行動活躍，獲得極大的成就，正統教會建立穩固的統治，受到壓迫的教派相繼逃到羅馬帝國國境之外的地區。馬西昂派和摩尼教派到處傳播狂熱的宗教理念和偽經的基督福音；也門的教會以及希拉和迦山的公侯，接受雅各派和聶斯托利派的主教向他們諄諄告誡更為純潔的信條。
[161]



每個部落都有信仰的自由，阿拉伯人不受約束，可以選擇或創立自己的宗教，因而部族原始簡單的迷信與聖徒和哲人崇高的神學融合在一起。學識淵博的異鄉客一致認同，開始傳播一個最基本的神學概念：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神存在，超越天國和人世所有的權柄和力量，但是他經常運用天使和先知的作為對人類有所啟示，他的恩典或正義化為及時的奇跡，能夠改變自然界的規律和秩序。阿拉伯人的有識之士儘管忽略對他的禮拜，然而都承認他的權威。
[162]

 他們之所以緊抱著偶像崇拜的遺骸，完全是習慣作祟而非出於信念。猶太人和基督徒是經書裡提到的人民，《聖經》已經譯成阿拉伯文
[163]

 ，那些勢不兩立的敵人全都接受《舊約》的各卷。阿拉伯人在希伯來教長的事跡中，很高興能發現自己民族的祖先。他們為以實瑪利的身世和應許而歡呼，尊敬亞伯拉罕的信仰和德行，為追溯民族的起源至神所創造的第一個人，他們也對聖書中的神奇故事以及猶太法師的夢想和傳說深信不疑。


 五、穆罕默德的家世出身和宗教使命(569—609 A.D.)

穆罕默德的家世微賤，這是出於基督徒拙劣的誹謗之詞
[164]

 ，實際上並未降低反而提高了他的身份，說他是以實瑪利的後代則是民族的特權或神話，但是在最早的家譜
[165]

 中如果有些地方含糊不清令人覺得可疑，倒也可以提出很多真正顯貴的祖先來加以證明：他的家世是古萊西部落的哈希姆家族，是阿拉伯人中最著名的人物，麥加的王公和天房的世襲管理人都出於這個世系。穆罕默德的祖父阿卜杜·穆塔裡卜是哈希姆的兒子，哈希姆是個家財富有而且生性慷慨的平民，曾經大量賑捐來救濟當地的饑饉災禍。這個靠著父親慷慨解囊保存下來的麥加，後來更靠著兒子的勇敢獲得拯救。也門王國臣屬於阿比西尼亞的基督徒王公，他們的家臣埃布爾拉哈受到羞辱，決心要為十字架的榮譽進行報復，聖城為成隊的戰象和阿非利加的軍隊所包圍。後來雙方同意和談，穆罕默德的祖父在第一次的會議中，要求對方歸還他失去的牛群，埃布爾拉哈問道：「我說過要摧毀聖廟，為什麼不要求我高抬貴手賜給你們這個恩惠呢？」無所畏懼的首領回答道：「因為牛群是我的財產，天房為神所有，他們自然會保護自己的家園不受損毀和褻瀆。」因缺乏給養，或是古萊西人作戰英勇，阿比西尼亞人只有很不光彩地撤退，還有一群神奇的飛鳥使敵人更加狼狽不堪，把石塊像雨點一樣撒落在異教徒的頭上。為了紀念這次獲得解救，古萊西人就用大象作為年號。
[166]

 阿卜杜·穆塔裡卜的榮譽更因自己的福氣而大放異彩，他竟然活到110歲，成為6個女兒和13個兒子的父親。

他最寵愛的兒子阿卜杜勒是一位英俊而又謙遜的阿拉伯青年，在和扎萊特部族出身尊貴的阿米娜結婚時，據說當天晚上就有200位處女因嫉妒和絕望而死去。穆罕默德是阿卜杜勒和阿米娜的獨生子，在查士丁尼逝世後第四年，也是阿比西尼亞人被擊敗後(要是他們獲勝，天房可能會成為基督教堂)2個月生於麥加。
[167]

 他在幼小的年紀便失去了父親、母親和祖父，有很多身體強壯的叔叔和伯伯，所以在分配遺產時，落到孤兒手裡只有5頭駱駝和1名埃塞俄比亞女僕。無論在家中還是外出，戰時還是平時，受人尊敬的叔父阿布·塔勒布一直是他幼年時的監護人。他在25歲那年到卡蒂嘉的家中服務，她是麥加一位富有而高貴的寡婦，為了回報他的忠誠，很快將自己連同所有的家財一併許配給他。
[168]

 婚約按照古老簡樸的方式，朗誦穆罕默德和卡蒂嘉互愛的誓詞，把他描述為古萊西部落中最有成就的人士，以12英兩黃金和20頭駱駝作為聘禮，全部由慷慨的叔父支付。阿卜杜勒的兒子經由這次的聯姻，重新恢復了祖先原有的地位，有識人之明的貴夫人對他家居生活的德行極為滿意，他直到年滿40歲才獲得先知的頭銜，開始傳播伊斯蘭教。

根據他的同伴所傳述的說法，穆罕默德長得極為英俊秀氣，像這種天賦的容貌，除了有些傢伙心懷嫉妒不平以外，很少引起別人的厭惡。在他開口講話之前，無論是因公因私的聽眾都會受到演講者的吸引，在立場上要與他站在一邊。大家對他嚴肅的態度、專注的神情、理解的眼光、和善的笑容、飄動的鬍鬚、透露內心感受的面容以及加強言語表達的手勢，都一再讚賞，喝彩不已。在日常生活的相關事務之中，他用莊重和謙虛的態度處處按照本國的規則行事，對有權有勢的人非常尊敬，由於關心和愛護麥加最貧窮的市民而顯得更為高貴。他坦率的言行能夠掩飾見解的深刻，禮節周到的習性被看成友情和善意的表現。他有良好的記憶力，過人的機智使他在社交方面無往不利，想像力極為卓越，判斷力清晰、迅速而果決。他在理念和行動兩方面都充滿果敢的勇氣，儘管取得成功使他可能逐步擴大他的規劃，但他對於最早抱有的神聖使命的想法，仍然帶有獨創的優異才華的印記。阿卜杜勒的兒子是在出身高貴的族群中接受教育，始終運用純正的阿拉伯語言，談吐不僅流暢輕快，審慎的遣詞和及時的沉默更使表達能力得到修正和強化。穆罕默德雖能夠發揮口若懸河的本領，但仍然是一個大字不識的蠻族，年輕時未曾學習讀書和寫字
[169]

 ，當時普遍的無知使他免予人們的恥笑和指責，但他生活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圈子裡，沒有機會見到那忠實的鏡子，無法在頭腦中反映出聖哲和英雄的思想。

不過，「自然」和「人生」這兩本大書在他的眼前展開，那些被歸之於這名阿拉伯「旅客」的政治和哲學觀點
[170]

 ，說來多少還是出於人們的幻想。一般認為他對世間的民族和宗教做了一番比較，發現波斯和羅馬這兩個帝國的弱點，用憐憫和憤怒的情感觀察這個時代的墮落，決心用一個真主和一個國王的名義，把具有所向無敵精神和原始簡樸美德的阿拉伯人全部統一起來。我們從更精確的探索中得知，穆罕默德在到敘利亞的兩次旅行中，並沒有去參觀東部的宮廷、軍營和廟宇，只去了波斯特拉和大馬士革的市場。他隨著叔父的商隊外出時也不過13歲，在把卡蒂嘉的商品處理完畢以後，職責所在使他要立即趕回。在這種來往匆匆的遊覽過程中，天才的眼睛可能見識到普通夥伴所忽略的東西，有些知識的種子可能撒布在肥沃的土壤上。只是他根本不懂敘利亞語，必定限制了他好奇心的滿足。而且在穆罕默德的生活和著作中，我無法看出他的視野曾遠及阿拉伯半島以外的世界。宗教活動的虔誠和商業行為的召喚，使得每年都有大批朝聖客從世界各地前往麥加，在那個荒涼的角落集結起來。從群眾的自由交往和談話中，一個只會本國語言的普通市民，也可以學習到各部族的政治狀況和特性，包括猶太人和基督教的理論和運用。某些帶來好處的異鄉客受到引誘或是逼迫，要求受到慇勤接待的權利。

穆罕默德的仇敵曾經提到猶太、波斯和敘利亞的僧侶，指責這些人在暗中幫助他寫成《古蘭經》。
[171]

 相互交談有助於加強理解，但唯有獨處沉思始能培養天才，作品的一致可以表明出於同一個藝術家之手。穆罕默德從幼年時代就開始愛好宗教的沉思默想，每年齋月一定會離開塵世和卡蒂嘉的懷抱，前往距麥加3英里的希拉巖洞。
[172]

 他向虛假或狂熱的精靈請教，這些精靈並沒有居住在天堂而是住在先知的內心深處。他用伊斯蘭教的名義向家庭和宗族宣講教義，其中有永恆的真理，需要的時候也可以杜撰，那就是「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


 六、穆罕默德傳道的基本信念和主要原則

猶太教的辯護士喜歡自誇，古代那些學識淵博的民族為多神教的傳說迷惑得不能自拔時，他們在巴勒斯坦生性簡樸的祖先，保存對真神的知識和崇拜。耶和華的倫理本質也許不容易與人的道德標準相互調和，他的形而上特性表現得曖昧不清，但是《摩西五經》和《先知書》的每一頁都是他具備大能的證據，他的頭銜有統一的規定，刻在律法的第一塊石碑上面，他的聖殿從未為不可見本質的可見形像所玷污。等到神廟被摧毀以後，希伯來流亡人員的信仰為猶太會堂的精神奉獻所純淨、定型和教化。即使是穆罕默德的權威也不能對麥加和麥地那的猶太人進行永恆的指責，說他們不該把以斯拉奉為神的兒子。
[173]

 但是以色列的子民不僅只是一個民族，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犯下大罪，至少在先知的眼裡是如此認定，因為他們把兒子、女兒和同伴奉獻給至高無上的神明。阿拉伯人實施比較原始的偶像崇拜，這種罪行非常明顯而且毫無顧忌，薩比安派能夠差強人意提出辯護之詞，是靠著教階制度裡卓越的首腦人物或天賦智能。

祆教體系裡善、惡兩種本質的衝突，表明征服者的宗教還不夠完美。基督徒到了第7世紀已經逐漸墮落到與異教徒沒有多大差別，他們向褻瀆了東部寺廟的遺骨和聖像，進行公開或私下的宣誓許願。萬能之主的寶座被成群結隊的殉教者、聖徒和天使遮蔽，成為民眾崇拜的對象。科呂狄派的異端邪說在阿拉伯的肥沃土壤上風行一時，他們對聖母瑪利亞加上女神的名銜和尊榮。
[174]

 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的奧秘似乎與神性的統一原則發生矛盾，從明顯的意圖看來，是要表明三個位階相等的神格，並且將耶穌這個人在實質上轉化為上帝的兒子。
[175]

 正統教派的評述只能讓信服的人感到滿意，過度的好奇和狂熱的情緒已撕裂聖所的簾幕，東方的各種教派都迫不及待地宣稱，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其他人都會受到偶像崇拜和多神論的譴責。

穆罕默德的教條不會引起懷疑更不會模稜兩可，《古蘭經》便是唯一真主的光榮見證。麥加的先知拒絕禮拜偶像、凡人、天體和行星，所依據的理性原則是「凡升起必沒落，凡出生必逝去，一切易於腐蝕之物必會敗壞或滅亡」
[176]

 。他那理性的宗教熱忱僅承認和敬仰宇宙的造物主，把神當成無限和永恆的生命，沒有形體或位置，沒有源起或形象，出現在我們最深奧的思想之中，神因為本性的必需而存在，所有倫理和智慧的完美全部來自自身。先知的語言宣佈崇高的真理，他的門人子弟堅信不疑，《古蘭經》的闡釋者用形而上的精確詞句加以界定。一位抱持哲學觀點的神學家，或許會認同伊斯蘭教合於群眾需要的信條
[177]

 ，而這種信條對我們所具有的才智未免陳義過高。當我們從未知的物質中抽出所有的時間、空間、運動、質量、情緒和思考這些觀念時，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留下來供我們想像，甚或讓我們理解的呢？理性和啟示的第一原則已經被穆罕默德的聲音肯定，從印度到摩洛哥，他的改信者毫無區別都被稱為唯一真神派，為了避免偶像崇拜的危險，禁止使用任何一種圖像。穆斯林嚴格遵守永恆信條和絕對命定的教義，這樣就要在共同的困境中掙扎，那就是如何將神的預先安排與人的自由和責任相互調和，如何解釋在無限的力和善統治之下竟然允許惡的存在。

自然的神明在所有的作品寫出他的存在，並且在人類的心靈中註明他的律法，如何使之調和達成「知行合一」的要求，是每個時代的先知真正或假設的目標。心胸開闊的穆罕默德除聲明自己的功績以外，也承認他的先輩所宣示的功績，神啟的聯繫從亞當的墮落一直延續到《古蘭經》的頒行。
[178]

 在那段期間，某些先知的光芒照耀到12.4萬個選民，各自具有不同程度的德性和恩典，派遣313位使徒委以特別任務，要將他們的國家從偶像崇拜和罪惡行徑中拯救出來。聖靈敘述104卷經典，6位具有超凡智慧的立法者，向人類宣佈6個出於不同儀式而接替出現的啟示，全部屬於一個永不改變主張的宗教。亞當、諾亞、亞伯拉罕、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他們的權威和地位一個比一個更高，只要有人痛恨和拒絕其中任何一位先知，就被列為不信者。以色列長老的作品只存在於希臘文和敘利亞文的偽經抄本之中
[179]

 ：亞當的行為使他不夠資格受到子孫的尊敬和感激；諾亞的7種告誡只有猶太會堂位階較低或資格不夠的改宗者才會遵守
[180]

 ；亞伯拉罕的事功僅僅薩比安派在迦勒底的故土會隱約表示推崇之意；成千上萬的先知中，只有摩西和基督仍舊活在人們的記憶之中，繼續統治這個世界，其餘那些受到聖靈感應所寫出的作品，用來編成《舊約》和《新約》的各卷。摩西的離奇事跡在《古蘭經》中經過修飾後更富於神聖的意味
[181]

 ，被俘虜的猶太人很高興能在暗中進行報復，迫使一些民族接受他們的信仰，這些民族原有的教條受到猶太人的訕笑。穆斯林受到先知的教導，對於基督教的創始者心懷崇高而奧秘的敬仰之心。

毫無問題，瑪利亞的兒子耶穌基督就是真主的使徒，把他的道傳給瑪利亞，以及從他而出的一個聖靈：這個世界和即將來臨的世界，全都獲得尊榮，耶穌是眾人之中有幸接近真主的一員。

真正的福音和那些偽經裡記載的奇跡
[182]

 ，全都加在耶穌的頭上，有關他的處女母親借聖靈懷孕的說法，拉丁教會並不排斥借用《古蘭經》。
[183]

 然而耶穌僅是一個凡人，等到最後審判的那天，他的證詞會使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定罪，因為猶太人不承認他是先知，基督徒把他當作神的兒子那樣崇拜。耶穌的敵人拿惡毒的言辭破壞他的名聲，用陰謀的手段奪取他的性命，但是他們只是意圖犯下滔天大罪，在十字架上代耶穌受苦的是一個幻影或一個罪人，清白無辜的聖徒被送到天國的第七層。
[184]

 福音書在長達600年的時間中一直是真理和救贖的道路，基督徒卻在不知不覺中忘記創始人的律法和他所做出的榜樣，穆罕默德聽從諾斯替派的教導，譴責基督教會和猶太會堂，說他們破壞聖書的完整和純正。
[185]

 摩西和基督的虔誠使人感到慶幸，肯定將來會有一位更著名的先知降臨世間，帕拉克勒特也就是聖靈在福音書的應許，預為顯示穆罕默德的名字
[186]

 ，應許注定要在他身上完成，他是真主最偉大也是最後一位使徒。


 七、《古蘭經》的編纂方式和重大啟示

觀念的交流需要相似的思想和語言，農民聽到哲學家的談話會完全無動於衷。然而，要是與無限和有限心靈的接觸相比較，以及用凡人的嘴或筆表達神的語言相比較，他們之間理解的差距又何其微小？希伯來的先知、基督的使徒和福音書作者的聖靈感應，可能與他們的理性和記憶所產生的作用並不相稱，才智上的高低形成不同的風格和文采，在《舊約》和《新約》各卷中非常顯著。然而穆罕默德以能夠單純成為一個編者就感到滿足，具有的特性是態度更謙卑然而地位更崇高。按照他本人和門徒的說法，《古蘭經》的經文並非出於人類的創作，而能夠千秋萬世永垂不朽，存在於神性的本質之中，用光明的筆書寫真主那永恆的信條。一卷由絲綢和寶石裝飾的紙抄本，由加百列天使帶往層次最低的天國，在猶太人的體系中，他都被派遣擔任重大的使命。這個受到信任的信使，一再將其中的各章和韻文透露給阿拉伯的先知。審慎的穆罕默德提出片斷的《古蘭經》，不讓人看到永恆和完美的神意，每一次的啟示都是為了應付策略或情感的需要，所有的矛盾都被補救的規則所排除，那就是聖書中任何一段經文可以為後續的章節所廢止或修正。真主與使徒所說的話，被他的門徒用非常勤勉的態度記錄在棕櫚葉和羊胛骨上，這些書寫的單頁毫無次序也沒有連續，全部被丟進家中一口大木箱，由他的一個妻子負責看管。

穆罕默德去世2年後，他的朋友和繼承人阿布·伯克爾編纂和頒布了這部聖書
[187]

 ，哈里發奧斯曼在伊斯蘭教紀元30年重新加以訂正。《古蘭經》雖然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文本完全不變而且一字不差，因而擁有非常奧妙的權威特質。為宗教狂熱或講求虛榮的精神所鼓舞，先知依據本書的價值來肯定他的使命是何等的真實，所以才膽敢向人和天使發起挑戰，知道沒有誰能夠加以模仿而寫出其中任何一頁的美妙之處，藉以宣揚只有真主具備大能大仁的指示才能完成這本無與倫比的著作。這種論點用強大的力量教誨虔誠的阿拉伯人，他們的心靈適於信仰和激情，他們的雙耳喜愛音樂之聲，他們的無知不足以辨別何者為人類天才的產物。
[188]

 在同一本書中包括和諧與冗贅的風格，很難觸及歐洲不信神者的心靈，他們沒有耐心去閱讀無窮無盡、毫無條理、狂熱無比的神話、訓誡和雄辯。這些很少能激起人的感情和意念，使人感覺有時在泥土中爬行，有時則迷失在雲層之中。神的屬性推動了阿拉伯傳教士的想像，但是他那巍然聳立的筆調還是不及《約伯記》的簡樸來得崇高，須知《約伯記》完成於遙遠的年代，使用的是同一國度同樣的語文。
[189]

 如果說《古蘭經》的寫作超出人類的天賦能力，那麼荷馬的《伊利亞特》或德謨斯提尼的《論腓力》，我們又歸於哪種超凡入聖的作品呢？

在一切宗教之中，創始人的生活可以用來補足他所寫的啟示未能盡言之處，穆罕默德的講話都是真理的教訓，行動都是美德的典範，公私的紀念物都由妻室和朋友保存。在過了200年以後，遜納也就是口述律法，才由阿爾·波卡裡用文字記錄下來，完成了這項神聖的工作，從數量龐大達30萬條可疑或偽造的資料中，清理出來7275條真正有傳統價值的記錄。這位虔誠的作者每天都在麥加的廟宇中祈禱，用澤姆澤姆井的聖水洗淨身禮，陸續將整理好的書頁供奉在使徒的講壇和墳墓前面，這項工作受到4個正統遜尼派學者的讚許。

摩西和耶穌這些古代先知的使命，一直為許多光輝奪目的神奇事跡所肯定。麥加和麥地那的居民不斷敦促穆罕默德，要他拿出受神派遣的證據：從天國召來天使或是他所受啟示的書卷，或者在沙漠中造出一座花園，或是使不信的城市燃起一場帶來毀滅的大火。當他每次受到古萊西人用這種要求相逼時，總是含糊籠統地吹噓他的想像和預言，把一切訴諸教義的內在考驗，同時用真主的意願作為護身符，說是他拒絕顯現這些徵兆和奇跡，因為會降低信仰的價值和加重不信者的罪孽。但是他在辯護時的謙恭或憤怒的語調，卻洩露出他的懦弱和煩惱，這些使人憤慨的章節無疑建立起《古蘭經》的完整和真誠。
[190]

 穆罕默德給人們帶來不可思議的遺產，他的信徒比他自己還要確信其事，離開他所創造屬靈的豐功偉業在時間和地域上越遠，他們的信心和認同越為強烈。他們相信或肯定樹林會走過去迎接他，石頭也會向他行禮致敬，從他的手指湧出清泉，他能使飢餓的人吃飽，患病的人痊癒，死亡的人復活，一根橫樑向他呻吟，一頭駱駝向他伸怨，一塊羊肩告訴他已被下毒，不論是有生命還是無生命的物體，全部聽命於真主的使徒。

他在夢境的夜遊也被當成真實和具體的行為，很慎重其事地加以記載。波拉克是一頭很神秘的牲口，把他從麥加的廟宇馱到耶路撒冷的神殿，在加百列的陪同之下逐漸飛昇越過七層天國，在長老、先知和天使所居住的華廈，受到他們有禮的接待，而且他用尊敬的態度向他們回禮。等到過了第七層天國，只允許穆罕默德一個人單獨前進，在距離寶座兩箭之地，他越過連接於天地之間的帷幕，當真主用手觸摸他的肩膀時，他感到一股冷冽之氣穿透心臟。經過親切而又重要的交談以後，他再度降到耶路撒冷，乘坐波拉克返回麥加，只用一個夜晚的十分之一時間，就達成了幾千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191]



根據另外一個傳說，使徒在一次全國性的集會中，使古萊西人惡毒的挑戰無功而返。他那無法抗拒的言語切斷了月球的軌道，聽命的星球從天上的位置降低高度，繞著天房轉了7圈，用阿拉伯語向穆罕默德致敬，接著突然縮小體積，從他襯衫的衣領鑽進去，再從他的袖口跑出來。
[192]

 一般民眾對這些神奇的故事感到興味盎然，但是最嚴肅的穆斯林神學家，都要以主子的謙遜態度作為榜樣，在信仰或解釋上留有可容周轉的餘地。
[193]

 他們能夠模稜兩可地宣稱，宗教的傳播無須破壞自然的和諧，信條運用奇跡可以不受神秘的掩蓋，穆罕默德的刀劍所發揮的力量不下於摩西的手杖。


 八、伊斯蘭教的制度、戒律和教義

穆罕默德這位多神論者受到各種迷信的壓迫和困擾，1000種起源於埃及的宗教儀式，全部摻入摩西所堅持的重要戒律，福音的精神在教會誇耀的排場中早已化為泡影。麥加的先知在偏見、策略或愛國心的誘惑之下，試圖肯定阿拉伯人的宗教儀式和膜拜天房的習俗。然而穆罕默德本人定下戒律，教導更為簡樸和理性的虔誠，禱告、禁食和施捨是每個穆斯林的宗教職責，應該心中常存希望：祈禱會讓他接近真主到達半途，禁食會讓他被送到真主宮殿的門口，施捨會讓他登堂入室。
[194]



其一，根據傳統的夜行說法，使徒在親自與真主相會時，已經受命要讓他的門徒每天必須做50次禱告。在摩西的勸告之下，請求減輕這難以承受的負擔，禱告的次數慢慢減到5次。根本不考慮工作還是娛樂，也不管在什麼地點和時間，凡是虔誠的信徒都必須在天亮、正午、午間、黃昏和入夜各進行一次禱告。處在當前宗教熱忱頹廢的時期，我們在外遊歷的旅客看到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深為他們謙恭和專注的精神所感動。潔淨是祈禱的鑰匙，古代阿拉伯人奉行不渝的淨手、淨臉和淨身儀式。在《古蘭經》中有嚴格的規定，只有在缺水時可以用沙來替代。無論是坐著、站立還是趴伏在地進行禱告，習俗或權威對所用的詞句和姿態都已經律定，但禱詞短促而熱情，虔誠的行為不會因冗長的儀式而產生厭煩的情緒，而且每一個穆斯林對自己而言都具有教士的身份。那些拒絕使用圖像的一神論者，發現有必要讓自己的眼光和思想集中在克布拉上面，那是地平線上的一個點，用來限制想像像野馬一樣四處奔騰。穆罕默德這位先知最早想選擇耶路撒冷以滿足猶太人的心願，但最後還是回歸了一種更自然的偏愛。無論是阿斯特拉罕、菲茲或德裡的各民族，每天都要5次滿懷虔誠地把頭朝著麥加聖廟的方向。然而為了禮拜真主，任何地點都是同樣純潔，穆斯林認為在街頭和在家中禱告完全一樣。為了有別於猶太人和基督徒，把每個星期五定為進行公共禮拜活動的日子，民眾都到清真寺去集會，阿訇是受人尊敬的長者，走上講壇開始禱告和布道講話。但伊斯蘭教沒有教士，也不奉獻犧牲，這種宗教狂熱的獨立精神用鄙視的眼光看待迷信的神職人員和奴隸。

其二，穆罕默德這位先知，對於自己的教友輕易發誓要禁絕肉食、女色和睡眠，一直抱著批評和不表示贊同的態度。他對自願悔罪的苦行僧
[195]

 ，也厭惡他們過著苦難生活和追求虛名，因而堅決表示不容許這些僧侶加入他的宗教。
[196]

 然而他卻規定每年有30天的齋期，當成淨化靈魂和壓制肉慾的紀律，能夠順從真主的要求，對他的信徒是有益的訓練，應該人人遵守奉行不渝。齋月期間從日出到日落，穆斯林全都不吃不喝、不近女色、不可沐浴、不用香料，放棄一切可以恢復體力的營養物品，隔絕一切能夠滿足感官的愉悅娛樂。隨著陰曆的變化和輪轉，齋月交替出現在寒冷的冬季和炎熱的夏天。受著折磨的教徒口渴難忍但不能進滴水，必定熱切期盼枯乾而酷暑的一天趕快結束。禁絕酒類適用於某些階級的僧侶或隱士，只有穆罕默德的戒律才使戒酒成為極其普遍的法令。在他的命令之下，全世界有相當多的人類，戒絕那危險卻有益於身體的飲料。這種痛苦的限制常為放縱無度的人打破，也為裝模作樣的偽君子所逃避，但是推行這些禁令的執法者，不會用飲酒來誘騙教徒，因為會受到縱容口腹之慾的指控。

其三，穆斯林的惻隱之心及於所有的動物，《古蘭經》一再教導要幫助貧苦和不幸的人，這些不算是善行，而是嚴格要求不可推卸的責任。穆罕默德或許是唯一為慈善行為劃分明確界限的立法者，標準可能因財產的多寡和性質而有所不同，包括的內容是錢財、穀物、牛只、果實或商品。但一個穆斯林在把歲入的十分之一捐獻出來之前，便沒有盡到法律所規定的責任。要是他因欺騙和逃避使得良心受到譴責，為了彌補過失必須將原來的比例提高到五分之一。
[197]

 仁慈是正義的基石，我們通常不會傷害那些受到幫助的人，一位先知可以宣示天國和未來的秘密，但是有關道德的原則，他只能重複內心所受到的教訓。

伊斯蘭教靠著獎勵和懲罰來維繫兩大信念和四項職責，穆斯林的信仰始終專注於最後審判和世界末日。先知並未肯定說明最後的災難何時來臨，只是含糊提到宇宙解體的預兆，到那時無論天上地下所有的生命全部毀滅，萬物回歸到原始的混沌狀態。新的世界在一陣號角聲中再度呈現，天使、精靈和人類從死中復活，人的靈魂重新與肉體結合。復活的理論最早是埃及人提出
[198]

 ，他們製作木乃伊和建造金字塔，要在3000年的時間中為靈魂保有古老的住處，這種企圖只適合少數人而且也不可靠。穆罕默德根據合乎哲理的精神，一切依仗造物主的大能，憑著他的一句話，使得毫無氣息的泥土重新獲得生命，無數不再保留原有形式或實質的原子開始聚合。
[199]

 靈魂的中間狀態很難表達清楚，有人堅信靈魂具有非物質的特性，很難理解在沒有感覺器官時，究竟如何思考和行動。

靈魂和肉體重新結合以後，接著就是人類的最後審判，穆罕默德這位先知模仿祆教的景象，太過忠實地描繪出人間法庭的審判程序，甚至連緩慢的步驟都沒有遺漏。那些帶有偏執狂的敵手對他大加指責，說他把得救的希望給予最邪惡的異端，指責穆罕默德肯定任何人只要相信真主、努力行善，世界末日就會獲得寬大的判決的說法。像這樣合乎理性保持中庸之道的策略，與宗教狂熱者的天性並不兼容，從天而降的使者對於帶來的啟示，同樣不願減低其所具有的價值和絕對的必要。按照《古蘭經》的語意
[200]

 ，對真主和對穆罕默德的信仰完全一致無法分開，行善要遵照他所吩咐的項目，必須具備這兩種特性，才能表明是一位合格的伊斯蘭教徒。此外伊斯蘭教對於任何民族或教派都一視同仁地接受。他們在精神上的盲從將會受到永恆的折磨，雖然這種盲從會因無知而受到原諒，因德行而受到尊重。穆罕默德受到禁止不得為死去的母親祈禱，只能在她的墳墓上流出哀痛的眼淚，這就展現出親情慈愛和宗教狂熱的強烈對比。
[201]



不信真主的人都會遭到懲罰，罪惡的大小和懲罰的輕重，要視他們拒絕真主的證據和過失而定。基督徒、猶太人、薩比安派、祆教徒以及偶像崇拜者，地獄的深淵就是他們永恆的歸宿，只是一個比一個更低一層而已，那些披著宗教外衣卻毫無信仰的偽君子要打入最低的一層。大部分的人類經由他們的言論定罪，剩下真正的信仰者依據他們的行為來被判決。每個穆斯林的善與惡要放在真正或假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可以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彌補自己的過失，侵害者拿出相等數量的善行給受害人作為補償，如果沒有足夠的道德資產可以支付，要把受害者的過失也加在他的罪孽上。按照罪過或善行經過增添以後的傾斜方向，得到宣判的獎勵和懲處。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地要通過狹窄而危險的深淵之橋，清白無辜者踏著穆罕默德的足跡光榮進入樂園的大門，有罪的人墜入七層地獄中最溫和的第一層。贖罪的期限從900年到7000年，那位先知已經明智地預為承諾，所有的門徒不論犯有何種罪過，將可以憑著自己的信仰和他的說項，免除永恆的懲罰獲得拯救。迷信的作用能夠產生強大的力量，使門徒懷著戒慎恐懼的心理，這種說法不足為奇，因為人的想像力很容易替未來勾畫出痛苦的慘狀，要繪出幸福的景象就很難著手。只要黑暗和火兩種最簡單的元素，我們就可以造成痛苦的感覺，再加上永無止境的想像，那痛苦就會被推向難以忍受的極端。

這種類似的理念對持續不斷的歡愉，只會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我們當前的快樂大多來自不幸的對比或解脫。一位阿拉伯的先知重視樂園裡的樹林、泉水與河流帶來令人銷魂的喜悅，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不鼓勵幸運的居民去享受和諧、學識、交談和友情的生活，而是用極為閒暇的心情讚許珍珠、鑽石、絲質袍服、大理石宮殿、金質餐具、名酒、美食、眾多的僕，以及一大堆刺激感官的昂貴奢侈品，這些身外之物即使在短暫的人生，也會很快讓擁有者索然無味。即使一個最普通的教徒，都有72個年輕貌美、純潔多情的「呼裡」或黑眼睛的處女供他享用，剎那的歡樂會延續1000年之久，男人的功能要增強100倍，可以充分享受他應有的福分。儘管還要保持俗人的偏見，但天堂的大門還是要同時為兩性開放。只是穆罕默德並未刻意為女性選民提供男性伴侶，以免引起丈夫的嫉妒，或是懷疑永久的婚姻而影響雙方的幸福。像這種充滿肉慾的樂園，表現的景色引起很多僧侶的憤怒和忌恨，他們譴責穆罕默德的宗教過於淫蕩。那些謙恭的辯護者被逼不過，只能借口說是比喻的手法和寓言的性質。仍舊有一部分人保持堅定的立場，虔誠相信《古蘭經》字面解釋的含意而毫不為恥：如果復活的肉體不能行使最有價值的功能，那麼肉體的復活便沒有任何意義可言，為了使具有雙重性質的生物，基於完美的人得到完美的幸運這個著眼，感官和智力在享受方面的結合確有其必要。然而，在穆罕默德的樂園裡，歡愉絕不是沉溺於奢侈淫亂。這位先知曾經明確宣佈，有幸進入神聖國度的聖徒和殉教者，他們會忘懷和鄙視所有低級的樂趣。


 九、穆罕默德在麥加傳道和被驅逐的始末(609—622 A.D.)

穆罕默德最早和最難說服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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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妻室、僕從、門生和朋友。
[203]

 對他們而言，他是個具有弱點的凡人而且為大家所熟悉，現在他要向他們表明自己是一個先知。然而，卡蒂嘉相信丈夫的話並以此為榮；順從而又重視感情的扎伊德只想獲得自由；享有盛名的阿里是阿布·塔勒布的兒子，用青年英雄的氣概擁護堂兄的意志；阿布·伯克爾以財富、謙恭和誠實，注定繼承先知的宗教。經過穆罕默德的開導，麥加10位最有聲望的市民私下接受伊斯蘭教的教誨。他們屈服在理性和熱情的呼聲之下，學會背誦最基本的教義：「世上只有一位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他們的信仰使得他們即使在穆罕默德活著時，也已獲得財富與榮譽、軍隊的指揮權和王國的統治權，作為他們應得的獎賞。他默默地用3年時間完成使命的第一批成果，使14個人改信他的宗教。等到第4年，他便運用先知的身份，決心向他的家族表達出神的信念。據說他籌備一次宴會，只有一頭羔羊和一碗牛奶，要讓哈希姆家族40位客人享用。穆罕默德對與會人員說道：

朋友們、親人們，我向各位奉獻最珍貴的禮物，也只有我能將這個世界和未來世界的財富送給你們。真主命令我把各位召來為他服務，你們之中有誰願意分擔我的責任？又有誰願意做我的夥伴和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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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回答，驚愕、疑懼和鄙視的沉默，終於被一名不滿14歲的少年打破，阿里在不耐煩的狀況下鼓起勇氣說道：「啊!先知!你要的人就是我，不論是誰要是膽敢反對你，我就會打掉他的牙齒、挖出他的眼睛、砍斷他的雙腳、撕開他的肚皮。啊!先知!我要做你的副手好看住他們!」穆罕默德非常高興地接受他的請求，當時還有人用嘲諷的口吻要阿布·塔勒布尊重他兒子高高在上的地位。阿里的父親用莊嚴的口吻規勸他的侄子，要他放棄這種不切實際的企圖。無所畏懼的狂熱分子對他的叔父和恩人說道：「就算你有這樣大的能力，可以把太陽放在我的右手，月亮放在我的左手，也無法讓我改變心意。」

他堅持10年的時間來進行傳教的工作。而他在東方和西方推廣的宗教，在麥加城內只獲得緩慢而艱辛的發展。然而穆罕默德樂於見到，處在幼年時期的一神教正在日益茁壯強大。會眾把他尊為先知，穆罕默德也就及時向他們灌輸《古蘭經》精神糧食。據稱在他傳教的第七年，門徒中有83名男子和18名婦女退到埃塞俄比亞。由於他的叔父哈姆扎和凶狠而又固執的歐麥爾及時皈依，使得教派的實力大增，歐麥爾原來要摧毀伊斯蘭教，現在卻盡全力為宗教的事業奮鬥不懈。穆罕默德的善行不僅僅限於古萊西部落，或是麥加的周邊地區，在舉行莊嚴典禮的節慶和朝聖客雲集的日子，他常去天房找每個部落的外鄉人談話，不論是在私下的閒聊還是公開的演說中，他始終規勸大家要信仰和崇拜唯一的真神。他意識到自己掌握了真理以及現存的弱點，強調信仰自由和反對宗教暴力。
[205]

 但他呼籲阿拉伯人要醒悟悔改，讓他們記住古代的阿德人和薩穆德人，神的正義使這些偶像崇拜者遭到絕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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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加的人民基於迷信和猜忌，拒不相信穆罕默德的宗教。城市裡年高德劭的人士以及先知的叔伯，對於妄想改革家園的孤兒表示厭惡和不齒。穆罕默德在天房發表虔誠的演說，阿布·塔勒布的回答是大聲高呼：「市民和朝聖客們!不要理會這個邪惡的魔鬼，別聽他褻瀆神明的囈語，我們崇拜阿爾·拉塔和阿爾·烏扎哈的信心絕不改變。」然而穆罕默德身為阿卜杜勒的兒子，仍舊獲得這位年邁酋長的寵愛，他盡力保護侄子的名聲和安全，免予古萊西人的攻擊，因為他們對哈希姆家族的崇高地位，一直懷有嫉妒的心理。他們把私人的怨恨塗上一層宗教色彩，認為在約伯的時代，褻瀆神聖的罪行受到阿拉伯行政官員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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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穆罕默德犯下滔天大罪，竟然拋棄和拒絕全民族信奉的神明。然而麥加的宗教政策極其衰弱無力，古萊西人的領導階層並沒有將他當罪犯控訴，卻迫得採取規勸或武力解決的辦法。他們不斷向阿布·塔勒布發出譴責或威脅的說辭：

你的侄子羞辱我們的宗教，公然責怪我們的祖先愚昧無知，你要馬上讓他住口，以免在本城引發動亂和爭論。如果他仍舊執迷不悟，我們要對他和他的追隨者進行武力制裁，到時你要為本市的流血慘劇負責。

阿布·塔勒布的權勢和審慎的作為，避免因宗教的派系之爭而產生暴力行動，最無能和膽怯的門徒全都退到埃塞俄比亞，先知本人也藏身到市鎮和鄉村那些有力量保護他的地方。穆罕默德這時還得到家族的支持，因此古萊西部落其餘人員對哈希姆家族的子弟採取聯合抵制的行動，不再與他們通商買賣，拒絕與他們通婚聯姻，用勢不兩立的敵對態度，迫使他們交出穆罕默德，以伸張神的正義。敕令掛在天房讓全族每個人都看到，古萊西人還派遣使者到阿非利加的腹地去追蹤穆斯林的逃亡人員，同時包圍先知和他那些忠心耿耿的追隨者，切斷他們的水源，運用傷害和侮辱的手段使雙方的仇恨更為加深。雙方簽訂不穩的停戰協定，暫時恢復表面的和平。阿布·塔勒布逝世加上失去忠誠而寬厚的卡蒂嘉，破壞了穆罕默德家居生活的安適和快樂，等於把他拋棄給敵人任憑對方處置。

這時倭馬亞家族旁支的一位酋長阿布·蘇富揚，被授權管理麥加的公共事務，他是狂熱的偶像崇拜者，也是哈希姆家族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很快召集古萊西人和他們的同盟舉行會議，要決定這位使徒的命運。將穆罕默德囚禁可能會激起宗教狂熱進行絕望中的奮鬥，流放這樣一位能言善辯而又深受人民愛戴的激進分子，又只會使異端邪說在阿拉伯各行省流傳。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必須置他於死地，用各部落所提供的一把劍刺進他的胸膛，共同分擔殺人的罪孽，使哈希姆派無法報復。有位天使或是暗探洩露了他們的陰謀，穆罕默德除了逃走，沒有別的生路。在一個寂靜的深夜裡，他的朋友阿布·伯克爾陪伴他悄悄地逃出家門，阿里的偽裝成功蒙騙了在門口守候的兇手，他穿上使徒綠色的長袍睡在床上。後世的古萊西人尊敬這位年輕英雄的虔誠行為，有些阿里的詩作仍舊保存至今，描述他的憂慮、柔情和信心真是栩栩如生。

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一連3天都藏身在托爾的洞窟裡，離麥加只有1里格的路程。阿布·伯克爾的兒女在每天入夜之前，暗中為他們送來情報和食物。古萊西人大肆搜尋城市附近可供藏身的地點，他們已經來到巖洞的洞口，但是神意用蛛網和鴿窩騙過查訪者，讓他們認為此處不僅偏僻而且無人到來。嚇得發抖的阿布·伯克爾說道：「我們僅僅是兩個人。」先知回答：「還有第三位，那就是真主本人。」等到搜捕的風聲稍為緩和，兩位逃亡客離開巖洞騎上駱駝，在前往麥地那的途中，他們被古萊西人派遣的追兵趕上，靠著懇求和許諾得以免遭毒手。在這個千鈞一髮之際，阿拉伯人的一支長矛可能改寫世界的歷史。先知從麥加到麥地那的逃亡，開創「希吉拉」這個重大的伊斯蘭教新紀元
[208]

 ，一直到12世紀末葉，仍與當地所使用的陰曆有所區別。


 十、穆罕默德逃到麥地那建立發展的基礎和方向(622—632 A.D.)

神聖的麥加放逐者要不是得到麥地那的接納和尊敬，《古蘭經》的宗教就會在創立初期夭折。麥地那或稱為雅斯裡布的城市，先知在這裡安置寶座之前，一直由卡雷吉人和奧斯人分庭抗禮，雙方積怨已深，形勢一觸即發。兩個猶太人的殖民區各自吹噓有一個祭司階層，成為他們地位較低的同盟，無法讓阿拉伯人皈依他們的信仰，卻引進了學術和宗教，使得麥地那成為書卷氣濃厚的城市。他們之中一些出身高貴的市民往天房朝拜時，受到穆罕默德的啟發改信他的宗教，等到返鄉以後便散播真主和先知的信條。派遣的代表深夜在麥加郊外的小山舉行兩次秘密會議，同意建立新的聯盟。一開始是10個卡雷吉人和2個奧斯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友愛的情況下聯合起來，用他們的妻兒子女和不在場的兄弟名義做證，公開宣稱要永遠信奉和遵守《古蘭經》的教義。接著就成立了一個政治聯盟，為薩拉森人組成的帝國冒出第一個耀目的火花。

麥地那的73名男子和2名婦女，與穆罕默德以及他的家人和門徒，舉行了一次正式的會議，互相發誓保證彼此忠誠不二。他們同時用麥地那的名義提出承諾，要是穆罕默德遭到流放，他們會用盟友的身份接待他，把他視為領袖人物，服從他的領導，像對待自己的妻兒一樣保護他的安全。他們用奉承又不安的神色問道：「一旦你被自己的國家召回，難道你不會放棄新的盟友嗎？」穆罕默德帶著微笑回答：「我們現在已經是生死相依、禍福與共，用榮譽和利害的紐帶緊密聯繫在一起。我是你們的朋友，也會把你們的仇敵當作自己的敵人。」麥地那的代表大聲問道：「要是有天我們為你服務而犧牲，那時我們會獲得什麼報酬呢？」先知回答道：「天堂的樂園。」他伸出手來說道，「現在也請伸出你們的手來。」於是他們重述順從和忠貞的誓言。簽訂的條約得到市民的批准，全體一致接受伊斯蘭教，他們為先知的放逐感到慶幸，但是也為他的安全擔驚受怕，急切期盼他的到達。

沿著海岸經過一段危險和倉促的行程以後，他在距城2英里的科巴停下來，在從麥加逃亡的第16天公開進入麥地那。500名市民前往迎接，用表示崇敬和皈依的口號向他歡呼。穆罕默德騎在母駱駝的背上，他的頭頂打著一把遮陽的傘，用一條頭巾當作旗幟在隊伍的前面飄揚。他那群在暴風雨中分散的門徒，現在很英勇地聚集在他的身旁。穆斯林認為麥加的逃亡者和麥地那的贊助者有相等的功績，只是表現的方式不一，分別稱為「遷士」和「輔士」。為了在他們的心中斷絕嫉妒的根源，穆罕默德將主要的追隨者成對分配權利和責任，以產生如手足般的兄弟情懷。當阿里感到自己無人可以匹敵時，先知用充滿柔情的口吻宣稱，他要成為這位高貴青年的伴侶和兄弟。這種權宜之計獲得極大的成功，神聖的手足關係在和平與戰爭中受到尊敬，兩派的人物會相互鼓勵，要在勇敢和忠誠方面一比高下。僅有一次偶發的口角稍為擾亂了和諧的氣氛，麥地那有位愛鄉人士指控外來的客人傲慢無禮，暗示要將這些人趕走。但大家聽到後怒不可遏，甚至他的兒子非常激動，要將父親的頭顱呈獻在先知的腳下。

穆罕默德自從在麥地那建立根基以後，便擁有皇室和長老的職權。對於聽命於神慧的士師所下的敕令表示不服，是褻瀆的行為。有一塊很小的地是兩個孤兒的遺產，信徒花錢將之買下或是用禮物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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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個地點蓋了住所和一座清真寺，粗俗和簡陋的外表比起亞述哈里發的宮殿和廟宇，更令人肅然起敬。他那用黃金或白銀製作的印璽，上面刻著使徒的名銜，當他每週在集會上祈禱和講道時，總是倚靠著一棵棕櫚樹的樹幹，過了很久才使用粗糙木材製成的座椅或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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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6年的統治，1500名全副武裝的穆斯林在原野上重申對他效忠的誓言，酋長公開宣稱要用必死的決心保護他的安全，直到戰至最後一人或到整個組織解體。麥加的代表和他們處在同一個營地，這時才非常驚奇地發現，忠心的信徒竟然不斷注意著先知的一言一行，帶著熱烈的態度在收集他的唾液、掉在地上的頭髮、避邪儀式用過的廢水，好像這些東西都帶著先知本身的美德。因此，這位代表說道：「我見過波斯的科斯羅伊斯和羅馬的愷撒，但是我從未見過一個在君民之中的國王，能像穆罕默德在同伴之中那樣。」虔誠的宗教熱情較之於奴化的冷漠宮廷，表現得更為有力和真實。


 十一、運用武力推展宗教所獲致的初步成果(623—625 A.D.)

每個人處於自然狀態都有權運用武力保衛自身和所擁有的一切，不僅要擊退甚至要預防敵人的暴力行為，並展開對抗行動以讓自己滿足和達到報復的程度。在阿拉伯人的自由社會裡，臣民和市民的職責只能產生力有不逮的限製作用。穆罕默德進行一項和平與仁慈的事業，卻被執法不公的同胞懲處和放逐。一個獨立的民族選擇了麥加的逃亡分子，將他推上統治者的位階，賦予締結同盟和進行攻防戰爭的正當權限。人權的缺乏獲得了神權充分的補足和武裝，麥地那的先知在新的啟示之中，用凶狠而血腥的口氣宣告，證明過去的溫和是實力衰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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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嘗試過規勸的方式，忍讓的時候已經過去，他現在奉命要用刀劍推廣他的宗教，摧毀偶像崇拜的圖騰，根本不考慮神聖的日子或月份，要窮追猛打世間那些不信真主的民族。《古蘭經》一直在宣揚血淋淋的教義，完全取法《摩西五經》和《福音書》。但後者的風格展現出溫和的調子，仍舊會使人對一段曖昧的文字，解釋為耶穌並沒有給世人帶來和平，只帶來干戈不斷的兵刀。基督的忍讓和謙卑不能與王侯和主教的不寬容狂熱沆瀣一氣，那些人有辱使徒的名聲。

穆罕默德在進行宗教戰爭時，可能會傚法摩西、以色列的士師和國王。希伯來人的軍法較之阿拉伯的立法者更為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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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王之主親自在猶太人的面前校閱：要是有城市拒絕他們的招降，所有的男子不分階級一律處死。迦南有7個部族遭到絕滅的命運，無論是悔改還是皈依都不能挽回注定的浩劫，就是附近地區的人民也沒有活命的機會。穆罕默德總是對敵人提出友誼、歸順和戰鬥這三條路讓他們選擇，只要他們承認伊斯蘭的信條，就能加入他最早的門徒的隊伍，享有塵世和宗教上的利益，並在同一面旗幟下進軍，推廣他們所接受的宗教。先知的仁慈由利益決定，然而他很少踐踏已降服的敵人，他似乎同意那些罪行較輕而又不信的臣民，只要支付一定數量的貢金以後，就容許他們進行自己的禮拜活動，或者從事那些不夠完美的信仰行為。

在他統治的頭幾個月裡，就接受了聖戰的洗禮，麥地那的城門豎起白色的旗幟。這位勇武的使徒親身參加了9次會戰和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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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10年的時間，他自己或是部將就進行了50次作戰行動。阿拉伯人仍然把貿易和土匪的職業結合在一起，對商隊所發起的小規模攻防作戰，不知不覺中為征服阿拉伯半島儲備了所需要的部隊。戰利品的分配由神聖的法令加以律定，全部集中處理，五分之一的金銀和錢財、俘虜和牛群、動產和不動產交給先知保管，供作宗教和慈善之用，作戰勝利和守衛營地的士兵分享剩餘的部分，陣亡人員的獎賞由遺孀和孤兒領取。為了鼓勵組成騎兵部隊，人員和馬匹可以分得雙份。浪跡天涯的阿拉伯人從四面八方被吸引到宗教和掠奪的旗幟之下，先知公開同意可以將女性俘虜當作自己的妻妾，享用財富和美女是樂園最低級的歡愉模式，準備供應給英勇的殉教者用來獎勵他的虔誠。穆罕默德說道：

刀劍是通往天堂及地獄的鑰匙。為真主的大業流一滴血或是進行一整夜的戰鬥，比兩個月的齋戒或祈禱更為管用。不論是誰在戰場上陣亡，他的一切罪孽得到赦免，等到最後審判的那天，他的傷口會像硃砂一樣鮮紅，也像麝香一樣芬芳，被砍掉的四肢會長出天使或精靈的雙翅。

阿拉伯人大無畏的精神被宗教狂熱的火焰點燃，不可見世界的圖像在他們的腦海中鮮明地呈現出來，一向被他們鄙視的死亡變成希望和慾念的目標。《古蘭經》用絕對的意義來闡釋及弘揚宿命的理念，一個人只要按照這種信仰的方式行事，就會捨棄辛勤的工作和世間的美德。然而伊斯蘭教的教義卻在每個時代產生影響力，激勵薩拉森人和土耳其人發揮奮鬥的勇氣。穆罕默德早期的追隨者帶著毫無畏懼的信心走向戰場，他們相信自己注定能夠壽終正寢。或者相信，即使矢石交加也會安全不致受傷，必然能夠化險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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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萊西人的敘利亞貿易路線無論來去都要經過麥地那地區，如果不是受到穆罕默德這個敵人的報復行動而阻斷，使得他們大為震驚和氣惱，或許古萊西人會樂於見到穆罕默德的逃亡。阿布·蘇富揚率領三四十名隨從，指揮共有1000頭駱駝的大型商隊，不知是運氣還是巧妙的安排，在行進時竟然逃過穆罕默德的搜查，但是這位古萊西人的首領獲得消息，神聖的匪徒將在他的回途實施伏擊。阿布·蘇富揚派出信差通知麥加的弟兄，這樣一來使得大家非常擔心，要是不盡快派出城裡的軍隊前去救援，所有的商品和糧食都會遭到損失。穆罕默德打著神聖旗幟的隊伍，由313名穆斯林組成，其中有77位遷士，其餘都是輔士，他們輪流騎著70頭駱駝(雅什裡布的駱駝在作戰時奮不顧身，所向無敵)。最早的門徒都非常貧窮，只有2個人騎在馬背上進入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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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而又著名的貝德爾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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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麥地那只有三站路，探子向他報告，前方來了一支商隊；而在另一個方向，有100名騎兵和850名步兵的古萊西人隊伍正在前進之中。經過短暫的討論之後，他決定放棄奪取財富的機會，只追求榮譽和報復，就挖出一條很淺的壕溝來掩護他的部隊，這裡還有波光粼粼的溪流穿過山谷，也可以用來遮人耳目。等到聲勢龐大的古萊西人從山頂下來，他不禁大為吃驚地叫道：「啊!真主!啊!真主!要是我們被敵人消滅了，在這世上還有誰會向你頂禮膜拜呢？弟子們，大家鼓起勇氣，把隊列靠攏，趕快張弓射箭，今天一定會大獲全勝。」他說完這些話就與阿布·伯克爾一起登上一個寶座或講壇，立即要求加百列和3000名天使的援助。他的眼光注視著戰場，穆斯林的實力不足，進攻受阻，先知在這個關鍵時刻從寶座上起身，跳上馬背向著空中撒一把沙土：「遮住他們的臉孔，讓他們分不清東南西北!」兩軍聽到他那如同雷鳴的喊聲，在幻想中看到天兵天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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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萊西人一片驚惶只有四散逃竄。70名最勇敢的戰士被殺，還有70名俘虜平添第一次信仰勝利的光彩。古萊西人的屍體遭到毀損和侮辱，2名最受到大家憎恨的俘虜被處死，其餘人員的贖金是4000銀幣，多少可以彌補商隊脫逃的損失。阿布·蘇富揚想要探勘一條新路線，使他的駝隊能夠通過沙漠和沿著幼發拉底河前行，結果還是枉費力氣，他們被全力追擊的穆斯林趕上。如果使徒保留的五分之一就有2萬磅銀幣，那麼我們可以知道那次的收穫是多大一筆財富。

公私的損失帶來更大的仇恨，使得阿布·蘇富揚集結一支3000人的隊伍，其中有700人穿著護身的胸甲，200人騎在馬背上作戰，還有3000頭駱駝伴隨一起進軍。他的妻子漢達帶著麥加15名貴婦人，不斷地敲著手鼓激勵士氣，也為霍巴爾的聲威造勢，他是天房最受民眾喜愛的神祇。950名信徒打著真主和穆罕默德的旗幟，兵力的懸殊與貝德爾之戰相比倒是不分上下，他們抱著必勝的信心，已經超過真主使者天人合一的意願。第二場會戰的地點是奧胡德山，位於麥地那北面6英里。古萊西人排成半月形的陣式向前推進，右翼的騎兵由哈立德率領，他是阿拉伯人中最凶狠善戰的勇士；穆罕默德的部隊很巧妙地佈置在小山的背面，後方由50個弓箭手組成分隊加強守護。他們衝鋒的壓力迫近並突破偶像崇拜者的中央陣線，但是在追擊中喪失了所據有的地形之利，弓箭手擅自離開配置的陣地，穆斯林受到戰利品的誘惑，不聽從將領的指揮，整個攻擊的陣勢大亂。無畏的哈立德率領騎兵轉向敵人的側翼和背後，同時大聲喊叫，穆罕默德已經被殺死。他真的被一支標槍刺傷臉孔，兩顆牙齒被投石擊碎，然而在那陣混亂和驚怖之中，他譴責不信真主的人竟敢殺害一位先知，祝福友善的手為他止血，將他送到安全的地點。70個殉教者為了人民的罪孽而喪生，使者的說法是他們成對倒下，每個弟兄都緊抱沒有生氣的同伴。他們的屍體被麥加毫無人性的婦女肢解，阿布·蘇富揚的妻子割下哈姆扎的肝臟吃掉，哈姆扎是穆罕默德的叔父。他們現在為迷信的行為歡呼，怒氣也獲得平息。

穆斯林很快在戰場上重整旗鼓，古萊西人缺乏圍攻麥地那的實力和勇氣。該城在翌年受到敵人1萬大軍的攻擊，在第三次的遠征作戰中，由於有很多部族參加阿布·蘇富揚的陣營，在城市前面挖了壕溝，加上一個有3000名穆斯林的營地，因而冠以各種不同的稱呼。謹慎的穆罕默德拒絕發起全面的會戰行動，英勇的阿里在個人的搏鬥中表現極為卓越，這場戰事到聯盟解體共拖延20天之久。一陣暴風雨夾雜著冰雹吹翻他們的帳篷，陰險的敵手在暗中挑撥，引起大家在私下發生爭執。古萊西人被盟友遺棄，已經不再盼望把勢不兩立的穆罕默德趕下寶座，或是阻止他的征服行動。


 十二、穆罕默德制服猶太人以及麥加的歸順(623—629 A.D.)

選擇耶路撒冷成為祈禱的第一個克布拉(禮拜時應面對的中心位置)，表明穆罕默德最初重視猶太人的傾向，如果他們從阿拉伯的先知身上，看到以色列的希望以及所應許的彌賽亞，這樣的選擇就塵世的利益而言，可真是一大幸事。猶太人剛愎的態度使他的友情轉變為難以彌補的仇恨，對那不幸的民族一直窮追猛打、至死不息，運用先知和征服者的雙重身份，在兩個世界同時進行迫害行動。凱諾卡家族依靠城市的保護住在麥地那城裡，偶然發生的一次暴亂使穆罕默德抓住機會，要求猶太人改信他的宗教，要不就在戰場決一勝負。那些嚇得渾身發抖的猶太人回答道：「天哪!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但是我們堅持祖先的信仰和禮拜，為什麼一定要逼我們採取正當的自衛？」這場並非勢均力敵的衝突只打了15天就宣告結束，穆罕默德非常勉強地接受了同盟者的再三要求，同意饒恕俘虜的性命，但是他們的財產被充公，武器交到穆斯林的手裡更能發揮效用。一大群700人的可憐流亡者，連帶他們的妻兒子女被趕到敘利亞，去乞求一塊棲身之所。

納狄爾人的罪行更為嚴重，他們在一次友好的會面中暗藏刺殺先知的圖謀。距離麥地那3英里的城堡被穆罕默德包圍，但堅決的抵抗獲得有條件的投降，同意守軍吹著號擊著鼓，排出戰鬥隊形從容離開。憤怒的猶太人參加古萊西人的戰線，等到麥加的隊伍從戰壕中撤走，穆罕默德連鎧甲都沒有脫下，就在那天出發去消滅敵對的部族，他們都是科萊達家族的後代子孫。他們抵抗25天以後，經過慎重的考慮還是決定投降，只有信賴在麥地那過去的盟友居間調停，他們不可能不清楚，宗教的狂熱可以令人完全喪失人性。猶太人懇求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給予公正的審判，結果他們全部被判處死刑，700名鎖著鐵鏈的猶太人被拖到城內的市場，當眾活埋在事先準備的墳地中。先知不動聲色，冷眼旁觀無助的仇敵慘遭殺害。他們的羊群和駱駝全被穆斯林接收，300副胸甲，500根長矛和1000支標槍是最有價值的戰利品。

卡伊巴是古老和富裕的市鎮，在麥地那東北方有6天的行程，也是猶太人在阿拉伯半島最堅強的據點，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位於沙漠之中，到處都是綠色的作物和放牧的牛群，在8個碉堡護衛之下根本不會被敵人攻破。穆罕默德的兵力是200名騎兵和1400名步兵，接連進行8次歷盡艱辛的正規圍攻作戰，部隊陷入危險、疲憊和饑饉之中，就是毫無所懼的酋長對於戰事的前途也感到絕望。先知把阿里稱為「真主的雄獅」，拿他做榜樣來恢復大家的信心和勇氣。或許我們會相信，一位有著魁梧的身材的希伯來勇士，竟然被他用無堅不摧的彎刀當胸劈為兩半。我們卻無法恭維過於浪漫的謙遜，說他左手揮動沉重的盾牌，硬是把堡壘的大門從門軸上給卸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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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攻下碉堡以後，卡伊巴鎮就降服在高壓統治之下，部落的酋長當著穆罕默德的面接受酷刑，被逼著供出藏匿的財物，勤勞的牧人和農民獲得宗教自由作為獎賞，然而這種優容隨時會變。他們得到允許可以保有祖傳的產業，為了使征服者滿意，一切收入和財物都要繳出一半。在歐麥爾的統治之下，卡伊巴的猶太人遷移到敘利亞，這位哈里發拿主子臨終的遺命做借口，他的故鄉阿拉伯半島只能存在唯一真正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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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的眼光每天有5次轉向麥加，最神聖和最強大的動機不斷催促他，要以征服者的身份重訪那個城市和廟宇，想當年他被判為流犯被驅逐出境。天房總是出現在清醒或是睡眠的幻覺之中，一個閒暇無聊的夢境轉化為先知先覺的預言。他展開神聖的旗幟，使徒的嘴裡很輕率地吐出必然勝利的承諾。從麥地那到麥加的進軍，顯示出朝聖隊伍寧靜和莊嚴的排場，選出70頭駱駝作為奉獻的犧牲，裝飾得煥然一新走在前面，對神聖的地區表示尊敬，釋放俘虜不要任何贖金，來表現他的仁慈和虔誠。等到穆罕默德一旦進入平原，距離麥加只有一天的行程，他馬上公開宣佈：他們已經披上老虎的外皮準備進襲。古萊西人靠著數量的優勢和決心要阻止他們的前進。在沙漠上漂泊的阿拉伯人唯一追求的是戰利品，隨時會遺棄或背叛他們追隨的領導人。無畏的宗教狂熱分子搖身一變成為冷靜和謹慎的政客，他在和約中放棄「真主的使者」這個稱號，與古萊西人和他們的同盟簽署為期10年的停戰協定：麥加的流亡人員只要信仰他的宗教就應該恢復原有的權利；謙卑的朝聖客按照條約的規定，在次年可以用朋友的身份進入城市，停留3天來完成朝聖的各種儀式。穆斯林敗退，臉上出現羞辱和悲痛的神色，失望表情等於在指控先知的錯誤，因為他經常保證說會獲得成功。

麥加的景色使朝聖客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他們全副武裝，刀出鞘，弓上弦，追隨先知的腳步繞行天房7圈，古萊西人退到山地，穆罕默德按照規定的習俗呈獻祭品以後，在第4天撤離城市。他那虔誠的態度使人民深受感動，帶有敵意的酋長不是敬畏有加，就是看法產生分歧，還有人受到誘惑。哈立德和阿姆魯後來成為敘利亞和埃及的征服者，都能及時放棄日趨沉淪的偶像崇拜活動。阿拉伯部族的歸順加強了穆罕默德的權勢，他集結了1萬名士兵用來征服麥加，偶像崇拜者處於弱勢的一方，很容易被安上破壞停戰協定的罪名。宗教的熱情和嚴格的紀律加快了行軍的速度，還能保持行動的機密，直到1萬支火把出現，等於向驚愕的古萊西人宣告，敵人的意圖、接近以及無可抗拒的實力。傲慢的阿布·蘇富揚呈獻城市的鑰匙，帶著羨慕的神色觀看各式各樣的武器和旌旗在面前通過，親眼目睹阿卜杜勒的兒子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王國，在歐麥爾的彎刀威脅之下，只有承認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馬略和蘇拉的班師回朝使得羅馬人血流成河，穆罕默德的報復行動是出於宗教熱誠的激勵，過去受到傷害的追隨者都急著執行或防止大屠殺的命令，勝利的流亡者並沒有縱容報仇雪恥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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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饒恕麥加犯下重罪的人士，使各黨各派能夠精誠團結在一起。他的部隊分成三批開進城市，有28名市民死於哈立德的刀劍之下。穆罕默德判決11名男子和6名婦女受到放逐的處分，但是他譴責部將的殘酷行為，有幾名令人憎惡的受害者，真是靠著他的仁慈或藐視才得以保全性命。古萊西人的酋長全都俯伏在他的腳下。「在一個被你們傷害的人面前，還能奢望他大發慈悲嗎？」「我們唯一的指望，是請您能看在親戚的面子上高抬貴手。」「那麼你們的指望沒有落空，走吧!我保證你們平安無事，一切都過去了。」麥加的人民皈依伊斯蘭教，就應該獲得他的寬恕。在放逐7年以後，流亡的傳教士在故國登上君王和先知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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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天房的360座神像全被砸得粉碎，真主的住所在淨化以後整修一新.為了給未來的世代做出良好的榜樣，先知再度履行朝聖者的職責，並且制定永恆的法令，絕不允許不信真主的異教徒踏入聖城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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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阿拉伯半島的綏靖以及與羅馬帝國的衝突(629—632 A.D.)

奪取麥加決定了阿拉伯部族的信仰和歸順，他們過去依據世事的變遷或命運的撥弄，曾經服從或違背先知的勸說或武力。對於禮拜的儀式和宗教的問題無動於衷，仍然是貝都因人所獨有的特性，他們抱著不在意的態度接受《古蘭經》的教義，然而仍然有一些頑固的殘餘分子堅持祖先的宗教和自由，對於穆罕默德極力摧毀的偶像——塔耶夫的聯軍發誓要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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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產生霍那因之戰。4000名異教徒在暗中進軍，加快速度去襲擊征服者，他們憐憫並藐視古萊西人的怠惰和因循，但是還要依靠這些人的加盟和幫助，只是他們不知古萊西人不久以前已經背棄他們的神明，寧願接受敵人的壓迫和鞭策。先知展示麥地那和麥加的旗幟，成群的貝都因人增加了軍隊的實力或數量。1.2萬名穆斯林很冒失地認為自己具有無可匹敵的威力，一點都不感到羞慚。他們在毫無準備之下進入霍那因山谷，兩邊的高地被塔耶夫聯軍的弓箭手和投石手佔領，在兵力劣勢、軍紀混亂和士氣渙散的狀況下，古萊西人看到穆斯林即將遭到殲滅的命運，不禁喜笑顏開。騎著白騾的先知被敵軍包圍，他想對著長矛衝上去求得光榮的殉難，10名忠誠的同伴用武器和胸膛加以阻擋，其中3名就陣亡在他的腳下。他再三氣憤而悲痛地大叫：「啊!我的弟兄!我是阿卜杜勒的兒子，我是真理的使徒。啊，人們，堅持你們的信仰!啊，真主，趕快來拯救我們!」他的叔父阿拔斯就像荷馬筆下的英雄一樣，用極為洪亮的聲音宣示真主的恩惠和應許，使得整個山谷產生迴響，飛散逃走的穆斯林開始集結在神聖的旗幟四周。穆罕默德看到士氣又重新振作起來，感到極為欣慰，他的卓越指揮和身先士卒扭轉了局面。他不斷用言辭和行動激勵得勝的軍隊，要向給他們帶來羞辱的敵人施與無情的打擊和報復。

他毫不遲疑地從霍那因的戰場進軍，對位於麥加東南60英里的塔耶夫實施圍攻作戰。這裡是一個堅固的城堡，肥沃的土地正在阿拉伯沙漠的中央位置，生產敘利亞所需的各種水果。有一個友善的部族精通各種圍攻作戰的技術(我不知道他們怎樣獲得)，供應攻城撞車和投射機具，再加上500名各種工匠。穆罕默德願意把自由賜給塔耶夫的奴隸，顯然沒有收到期望的效果，把果樹全部砍倒也違背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他讓礦工從地面開挖坑道，好讓部隊從缺口發起突擊。圍攻作戰進行20天以後，先知發出撤退的信號，退兵時卻唱著勝利的讚美歌曲，為這個不信真主的城市，裝模作樣地祈禱它能徹底悔改和獲得安全。在這次收穫豐碩的遠征行動中，戰利品是俘虜6000人、駱駝2.4萬頭、羊4萬隻和白銀4000英兩，一個參加霍那因之戰的部族，用奉獻給神像的犧牲品贖回被俘的人員。但穆罕默德為了彌補這方面的損失，將應得的五分之一掠奪物分給士兵，並且希望他們獲得與蒂哈馬行省的樹木一樣多的羊群。他沒有因為古萊西人的不滿情緒而懲罰他們，而是用異乎尋常的寬宏大量來確保他們的忠誠，也就是使他們的舌頭(他就是這麼說的)再也無法發出怨言，僅僅阿布·蘇富揚就獲得300頭駱駝和20英兩白銀的禮物，於是麥加死心塌地皈依了伊斯蘭教。

這樣一來引起遷士和輔士的抱怨：說是他們負起戰爭的重擔，卻在勝利的論功行賞中受到忽略。手腕高明的領導者回答道：

唉呀!讓我用塵世的禮物來安撫這些最近降服的仇敵——這些不穩的新入教的人員吧!我把生命和事業都交付給你們保護，你們是我流亡在外的同志、建立王國的同僚和共享樂園的同伴。

塔耶夫害怕再次遭到圍攻，派出代表追隨在他的左右。「啊!真主的使徒，同意給我們3年的停戰時間，讓我們仍舊奉行古代的宗教。」「沒有什麼好說的，連一時一刻都不可以再延。」「那麼至少要免除祈禱的規定。」「宗教要是沒有祈禱，一切都會落空。」他們只有無言地屈服，所有的廟宇遭到摧毀，阿拉伯半島全部的神像都不能倖免於難。在紅海、大西洋和波斯灣的沿岸地區，他派出的部將受到一個虔誠民族的熱情擁護和歡迎，麥地那的寶座前面跪拜的使臣多如椰棗成熟時的果實(用阿拉伯人的說法)。整個民族服從於真主和穆罕默德的權杖，貢金因帶有侮辱的名稱而被廢止，用自願的捐贈和盡義務的什一稅，去從事宗教的事務和活動，共有11.4萬名穆斯林陪伴使徒進行最後一次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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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利烏斯從波斯戰爭中班師回朝之際，在埃米薩接見了穆罕默德的一名使臣，這位使臣邀請全世界的君王和民族都信奉伊斯蘭教。在這種宗教熱情的認知上，阿拉伯人以為基督教的皇帝一定會暗中改變信仰，但是虛榮的希臘人則想像麥地那的君王曾經親臨訪問，而且從皇家的賞賜中接受一個富裕的采邑，作為保證安全撤離敘利亞行省的代價。赫拉克利烏斯和穆罕默德之間的友誼非常短暫，因為新興的宗教不會消除薩拉森人的掠奪精神，反而會使之增強。一名使臣遭到謀害，為阿拉伯人的入侵提供了現成借口，3000名士兵攻擊巴勒斯坦地區，然後延伸到約旦河的東部。神聖的旗幟托付給扎伊德，新興的教派是如此嚴守紀律而且充滿宗教熱忱，即使最高貴的酋長在使徒的奴隸手下工作也毫無怨言。如果他逝世，就由雅法和阿卜杜勒相繼接替指揮，要是這3位都不幸陣亡，就授權部隊選出他們的主將。結果這3位領袖都在穆塔會戰中陣亡，這是穆斯林對付外敵初試鋒芒的軍事行動。扎伊德在戰陣的前列像士兵那樣倒下。雅法之死不但非常英勇而且事跡令人難忘，他失去右手就把旗幟轉到左手，等到左手也被砍掉，就用血淋淋的雙臂抱住旗幟，直到全身有50處光榮的傷口，倒在地上不能動彈。阿卜杜勒跳上來填補空出的位置，大聲喊叫道：「前進!勇敢地前進!我們即使得不到勝利，也可以進入天堂的樂園。」羅馬人的一支長矛為他做出最後的決定，但倒下的旗幟被在麥加新入教的哈立德抓住，在他的手裡已經砍斷九把長劍，英勇的戰鬥阻止並擊退了基督徒優勢兵力的進攻。當天晚上在營地舉行的會議上，他被推選為全軍的總指揮，在第二天運用巧妙的兵力調度，可以確保獲得勝利，或讓薩拉森人順利撤退。哈立德的大名在自己兄弟和敵人之中流傳，榮獲「真主之劍」的美稱。

穆罕默德以先知的宗教狂熱情緒，在講壇上描述受到祝福的烈士頭戴華麗的冠冕，但私下仍然流露出凡人的天性.當他對著扎伊德的女兒流淚時，人們大感驚奇，詫異的信徒說道：「我怎麼會看見這樣尷尬的場面？」使徒回答道：「你看到的是一個人在悼念最忠誠朋友的去世。」征服麥加以後，阿拉伯的統治者從表面上看來，像是為了預防赫拉克利烏斯的敵意而進行各種準備工作，然而他卻正式公開向羅馬人宣戰，對於這樣一個冒險行動，他並不打算掩飾可能的艱苦和危險。他要鼓舞穆斯林的士氣，然而他們以沒有經費、馬匹和給養，現在正是收割的季節，炎熱的盛夏使人難以忍受為借口拖延。氣憤的先知說道：「地獄還要熱得多!」他不屑強迫他們服役出戰，決定等他班師回朝後再譴責那些犯下罪行的人，給予逐出教門50天的處分。他們的瀆職更突顯阿布·伯克爾和奧斯曼的功勳，還有那些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的忠誠的夥伴。穆罕默德的麾下有1萬名騎兵和2萬名步卒，進軍的行動真是艱辛備至、吃盡苦頭，沙漠的焚風和瘴癘之氣使得困頓和乾渴更為嚴重，每10個人輪流乘騎一頭駱駝，最後只有不顧一切殺死用處極大的動物，從它的腹中取水解渴。到達半路，就是分別離麥地那和大馬士革有10天行程的地方，他們在塔布克的樹叢和泉水邊休息，穆罕默德不願超過這個位置進行戰爭。他公開聲稱已經滿足於和平的意願，也可能為東部皇帝的軍事部署所嚇阻。但行動積極而又英勇無畏的哈立德到處揚威，從幼發拉底河到紅海盡頭的艾拉哈，先知接受了許多阿拉伯部族和城市的歸順。穆罕默德對於基督教臣民，欣然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貿易自由和財產商品，容許他們信奉自己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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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阿拉伯兄弟過於軟弱，不敢限制他的野心，而耶穌的門徒現在卻與猶太之敵和好了，而且對世上勢力最大的宗教提出優惠的和談條件，是完全符合征服者利益的。


 十四、穆罕默德的逝世和後事的安排(632 A.D.)

穆罕默德到63歲時，體力還能應付世俗和宗教使命所帶來的辛勞。癲癇病的發作會讓人產生同情並不會引起厭惡，有關這傳聞完全是希臘人惡意的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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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名猶太婦女為了報復而在卡伊巴對他下毒，倒是讓他信以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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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健康狀況在4年內變得很差，身體越來越虛弱，但致命的打擊是14天的熱病，高燒不時使他喪失語言表達的理性。當他自己感到大限已到時，用謙恭的態度和悔改的心情來教誨門人弟子，使徒在講壇上說道：

要是我曾經不公正地鞭打任何一個人，我在這裡願意讓他如數抽打我的背脊。我有沒有無故詆毀一位穆斯林的名譽？請他站出來當著大家的面指責我的錯誤。我有沒有搶奪哪一位的貨物？我願用為數不多的財產連本帶利地償還全部債務。

在群眾中有一個回答的聲音：「有這麼回事，我有權利要求3個銀幣。」穆罕默德聽取他的申訴，然後滿足了他的願望，並且感激這名債主現在把話說清楚，沒有等到最後的審判日才提出要求。他用泰然自若的神情面對死亡，釋放奴隸使他們獲得自由(根據資料有17個男性和11個女性奴隸)，對於葬禮做出詳盡的指示，勸阻那些為他哭泣的朋友應該節哀順變，並且賜給他們和平的恩典。直到他逝世前三天，他還是按照規定舉行公眾的祈禱儀式，選擇阿布·伯克爾接替他的職位，像是清楚地表示要讓年邁而忠誠的老友，成為宗教和政治事務的繼承人。但是他非常審慎地拒絕一次明確的提名，因為不僅危險，而且會引起猜忌之心。就在他天賦的才智明顯削弱的時刻，他要人拿來紙張和墨水，要寫或者是口述一部聖書，對於他獲得真主的啟示做出最後的總結，這樣一來就在房間裡引起爭論，這是否會超越《古蘭經》所代表的權威性，先知被迫在這種狀況下指責門徒過於意氣用事。如果能就傳統的習俗對妻妾和同伴略盡綿力，他要在家庭成員的懷抱之中，維持使徒的尊嚴和狂熱信徒的理念，直到生命最後的時刻。他敘述加百列的親自來訪，要他向人間做永久的告別，不僅對最高真主的仁慈，也對他的恩惠表示出真誠的信心。在親切的交談中，加百列說出他所獲得的特權，天使在沒有獲得先知的同意之前，不會擅自攫走他的靈魂。提出的要求得到他的應允，穆罕默德立即陷入解脫的痛苦之中。他把頭枕在最心愛的妻室艾莎的膝上，劇烈的疼痛使他昏厥過去。等他恢復知覺時，抬起頭來眼望著屋頂，雖然聲音有些顫抖，但神志非常清醒，斷斷續續地說出幾句清晰的話語：「啊!大仁大慈的真主!赦免我的罪……是的……我來了……要與天國的同胞在一起。」他就這樣躺在鋪在地板的毛毯上安詳地過世(公元632年6月7日)。

悲痛的喪事使敘利亞的遠征行動為之中止，軍隊停駐在麥地那的幾座城門口，酋長圍繞在臨終主子的四周。先知的城市特別是那座房屋，到處是悲痛的喊聲或絕望的飲泣，只有狂熱的宗教情緒能激起一絲希望和撫慰。「他是我們在真主面前的見證人、求情人和聯絡人，他怎麼可能會去世呢？靠著真主的恩典他並沒有過世，就像摩西和耶穌一樣，只是陷入神聖的昏迷狀況，很快會回到忠誠的子民中間。」歐麥爾根本不承認這種狀況，拔出他的彎刀威脅那些不信神的人，誰敢說先知已經去世，便要將他的頭砍下來。阿布·伯克爾憑著懾人的威望和冷靜的態度，平息混亂的局面。他對歐麥爾和在場的人群說道：「你們頂禮膜拜的對象，究竟是穆罕默德還是穆罕默德的真主呢？穆罕默德的真主有不朽的永生，但是使徒像我們一樣是凡人，而且根據他的預言要經歷必然逝去的命運。」親近的家人非常虔誠地把他埋葬在最後嚥氣時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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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地那由於成為穆罕默德謝世和奉安的地點而受到敬仰，無數前往麥加的朝聖客，經常轉離大道來到先知簡樸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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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著至誠的心情鞠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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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穆罕默德的性格作風、私人生活和妻妾後裔

穆罕默德去世後，應該蓋棺論定他一生的功過，對於這樣一位極為特殊的人物，到底應該稱他為狂熱信徒還是江湖騙子？即使我與阿卜杜勒的兒子有很深的私交，這件工作仍然很困難，不能保證能夠成功。相距12個世紀的時空，我只能透過香火瀰漫的宗教隱約注視他的身影，就算我能描繪出某一時刻的形象，那也只是一種飄忽的類似之感，並不完全適合於希拉山的孤客、麥加的導師和征服阿拉伯的君主。這場巨大革命的領導人似乎具有虔誠和沉思的天性，婚姻使他脫離困苦的處境，決心避免走上野心和貪婪的道路，直到40歲還過著清白的生活，很可能默默無聞地過一輩子。一神論的概念最能迎合自然與理性，只要同猶太人和基督徒談話，他們便會告訴穆罕默德，有關麥加的偶像崇拜是多麼的醜鄙可恥。身為一個人和市民有責任要宣揚獲得救贖的理論，把自己的民族從罪孽和過失的困境中解救出來。心靈的力量要是執著於一個目標，便會將普通的責任轉變為特殊的天職，基於個人的理解或幻象產生熾熱的聯想，使人認為是來自上天的啟示，極其用心的思考也會在狂喜和幻影中消失無蹤，內在的激情是隱形的監視者，所賦予的形象和屬性將被描述為真主的天使。從狂熱信徒到江湖騙子的進展不僅危險而且易於失足，蘇格拉底的神靈提供令人難忘的例證，那就是一個聰明的人如何欺騙自己，一個善良的人如何欺騙別人，以及在自我迷幻和存心作假之間，如何使良知沉溺於混雜和中庸的狀況。

人們基於善意，會相信穆罕默德的原始動機不外是出於純潔和真正的仁慈，但是一個有人性弱點的傳教士，不可能喜愛那些頑固的不信者，他們拒絕他的主張，藐視他的論點，還要迫害他的生命。他可以原諒個人之間的爭執，卻一定會依據律法的要求痛恨真主的仇敵。穆罕默德的胸中燃起驕傲和報復的嚴苛激情，就像尼尼微的先知一樣，要毀滅那些受到他譴責的叛徒。麥加的不公和麥地那的抉擇，使這個普通市民搖身一變成為君王，卑微的傳道師能夠領導軍隊。但他的寶劍按照聖徒的先例加以神聖化，同樣的神明使有罪的世界飽受瘟疫和地震的災難，可能為了授意人們皈依或給予責罰，才讓事奉他的人有戰鬥的勇氣。為了行使政府的統治權力，他被迫減輕嚴峻的宗教狂熱作風，有時還要順從追隨者的偏見和激情，甚至利用人類的罪惡當作獲得救贖的工具。欺騙、叛逆、殘酷和不公的行為，經常有助於信仰的宣傳。對於從戰場上逃生的猶太人或偶像崇拜者，穆罕默德指使或贊同對他們進行暗殺的行動。像這樣的事件一再發生，穆罕默德的形象必定逐漸受到污蔑和毀損。一位先知要在個人和社會的德性方面有所表現，才能在信徒和友人中間維持良好的名聲，諸如此類罪惡的習慣所產生的影響，形成無法彌補的缺失。

在穆罕默德的最後幾年，野心成為主宰一切的情緒，只要是政治家難免會有所懷疑，認為他對年輕人的宗教狂熱和入教者的淺薄無知
[231]

 ，必然會在暗中偷笑(這個大獲成功的江湖騙子!)。而哲學家則會表示，教徒的輕信和先知的成功，更會額外加強完成神聖使命的保證，使他的利益和宗教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只有他獲得神的特許，免予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即使放縱自己的行為，也深信他的良心會得到撫慰。如果他還保有絲毫純良天性，穆罕默德的罪孽在於把它當成誠摯的證據。只要獲得真理的支持，欺騙和謊言的手法或許可以減輕所犯的罪行。他為了達成重要和正義的目標，對於卑鄙的手段才不會感到難堪。甚至在一位征服者或教士的身上，我也會偶爾察覺表現真正人性的一言一行。穆罕默德的命令規定，在出售奴隸時，母親不得與她的子女分離，這樣看來或許可以緩和歷史學家的譴責之詞，或使他們難以開口。
[232]



見識高人一等的穆罕默德
[233]

 厭惡皇室的排場，真主的使徒參與由奴僕擔任的家務工作，他親自生火、打掃、擠奶、修補自己所穿的鞋子和羊毛衣服。他雖然瞧不起隱士的悔罪和修行，卻還是能捨棄虛榮的生活，像阿拉伯人或士兵那樣享用極為簡單的飲食。他遇到盛大的節日會用豐盛的農村食物宴請所有的同伴，但是在平素的家庭生活中，先知的爐灶經常幾個星期不會生火。他以身作則厲行禁酒，飢餓時只吃少量大麥麵包。雖然他極為喜歡牛奶和蜂蜜的味道，經常的飲食卻不過是椰棗和清水。香料和女人這兩種情慾享受合於天性的要求，在宗教上不加禁止。穆罕默德非常肯定地說明，純真無害的歡愉可以增強虔誠的信仰。炎熱的氣候使阿拉伯人的血脈賁張，古代的作家早已注意到他們那種淫蕩的氣質。放縱的行為完全靠《古蘭經》的民事和宗教規定加以節制：亂倫的聯姻受到譴責；數量無限的多妻制最後定為4個合法的妻妾
[234]

 ，她們有輪流過夜和支配嫁妝的權利；對於離婚的自由並不鼓勵；通姦當作重罪給予嚴懲，不論男女發現苟合一律給予100皮鞭的處分。
[235]

 這些表明立法者清醒而理性的教諭，但是在個人的私生活中，穆罕默德放縱男性的慾念，濫用先知的職能。一次特別的啟示使他免於律法的規範，他卻強加在整個民族的身上。所有的女性可以毫無保留地任他為所欲為。這樣一種奇異的特權就虔誠的穆斯林看來，只會引起羨慕和尊敬，不會帶來反感和嫉妒。

要是我們想起智者所羅門有700名妻室和300名侍妾，反而會稱許這位阿拉伯人何其謙虛，他只娶了17名或15名妻子，可舉出11名婦女單獨住在麥地那先知房屋的四周，輪流享受婚姻生活所帶來的寵愛。特別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些女人除了阿布·伯克爾的女兒艾莎，全部都是寡婦。艾莎無疑是處女，她和穆罕默德舉行婚禮時僅有9歲(那裡的氣候竟然使人早熟到這種程度)。她的年輕、貌美和性情能夠使她具有優勢的地位，獲得先知的專寵和信任，在穆罕默德過世後，阿布·伯克爾的女兒有很長一段時間被尊為信徒之母。艾莎的行為曾經啟人疑竇而且非常輕浮，在一次夜間的行軍她偶然留在後面，第二天早晨才與一名男子回到營地。穆罕默德的本性十分嫉妒，但是真主的啟示使他確認她的清白，於是斥責出面指控的人，為了家室的安寧特別頒布一條法令：除非有4名男性證人親眼看到通姦行為，否則不能對一名婦女定罪。
[236]

 他與扎伊德的妻子澤妮布以及一名埃及女俘虜瑪麗私通，使得多情的先知完全不顧自己的名聲。扎伊德是他釋放的奴隸，後來成為養子，他在扎伊德家裡從單薄的衣服中看到澤妮布美麗的身體，立即大聲發出讚美和愛慕之情。這個自由人出於奴性或感激之心，非常瞭解他的暗示，毫不猶豫地滿足恩人的愛情。不過他們之間的關係引起了一些懷疑和物議，加百列天使從天堂下來協助處理此事，廢除雙方的收養關係，很溫和地斥責先知有負真主對他的恩惠。

歐麥爾的女兒海弗娜是他的妻室之一，意外地看到穆罕默德在她的床上與埃及女俘虜瑪麗擁抱在一起，海弗娜答應保守秘密也原諒他的行為，穆罕默德發誓不再跟瑪麗發生關係。雙方都不再提這段交往，加百列卻再次帶著《古蘭經》的一節經文降臨，解除他所承諾的誓言，讓他可以盡情享受俘虜和侍妾，根本不要理會妻室的怨言。於是他與瑪麗在一個隱蔽的地點單獨相處30天，以遵從天使的命令。等到他的愛情和報復得到滿足之後，就把11個妻子召喚到面前，譴責她們不聽從他的指示和言行不夠檢點，並且威脅要與她們離婚，無論是今生來世都完全斷絕關係。這可是令人心驚膽戰的判決，因為任何人只要與先知發生肉體關係，就完全喪失了第二次結婚的希望。穆罕默德荒淫無度或許起於傳說中的天賦異秉，他的男子漢雄風等於30個亞當子孫，先知完成第13個功業的能力，可以媲美希臘的赫拉克勒斯。此外更為嚴肅的可以原諒他的理由來自他對卡蒂嘉的忠貞，在長達24年的婚姻生活中，年輕的丈夫一直放棄多妻制的權利。這位可敬貴夫人高傲和柔情，從來不曾因為情敵的出現而受到侮辱。穆罕默德在卡蒂嘉死後將她算為4個完美婦女之列，其餘3位便是摩西的妹妹、耶穌的母親和他最愛的女兒法蒂瑪。艾莎仗著年輕貌美很驕傲地問道：「卡蒂嘉不是已經很老了嗎？真主不是用更好的人來取代她了嗎？」穆罕默德懷著真誠的感激之情說道：「你說得不對，憑著真主之名，沒有人比她更好。當人們看不起我的時候，她始終相信我。當我受到世人的迫害陷入潦倒的困境，只有她解救我。」

宗教和帝國的創始人渴望眾多的子息和嫡系繼承人，一夫多妻制的最大好處是能增大這種機會。穆罕默德最後還是完全失望，無論是身為處女的艾莎還是他所娶的正在盛年而證明有生殖能力的10個寡婦，在他全力效命之下始終沒有成果。卡蒂嘉的4個兒子都在童稚時夭折，埃及侍妾瑪麗在生了易卜拉欣以後受到他的專寵，先知為只活了15個月就死亡的幼兒流淚哭泣。但他用堅定的態度忍受仇敵在背後說的風涼話，對於穆斯林教徒的奉承或輕信加以勸阻，向他們提出保證，一個幼兒的死亡不會引起日蝕。卡蒂嘉同樣也生下4個女兒，都嫁給最忠誠的門徒，3個年長的女兒早於父親過世，只有法蒂瑪最得他的信任和歡心，後來成為堂叔阿里的妻子，繁衍的後裔獲得舉世盛名。阿里和他的子孫所建立的功勳和遭遇的不幸，等於提早告訴我他們會成為薩拉森人的哈里發，這個頭銜用來稱呼那些教徒領袖，他們是真主的使徒在世上的代理者和繼承人。
[237]




 十六、穆罕默德的傳承和哈里發的接位(632—655 A.D.)

阿里的出身、婚姻和個性使他躍升到其餘的同胞之上，有權利要求繼任阿拉伯已經空出的寶座。就他身為阿布·塔勒布之子的條件來說，既是哈希姆家族的族長，也是麥加這座城市和廟宇的監護人或世襲的君主。預言之光已經熄滅，但是法蒂瑪的丈夫可能期望得到她父親的傳承和恩賜。阿拉伯人有時也會容忍女性的統治，先知的兩個外孫在他的膝下受到撫愛，也在他的講壇上向大家展現，他們是他老年的希望所托，使他能夠享受含飴弄孫之樂。首位真正的信徒渴望在世界上進軍時，能僅次於先知而走在眾人的前面。即使有些人表現得更為莊重和嚴謹，但沒有一個新近的改宗者能夠超越阿里的熱忱和德行。他具備詩人、士兵和聖徒的綜合氣質，從搜集到有關他倫理和宗教的語錄，把他的智慧表現得淋漓盡致。
[238]

 無論是言辭的辯論還是戰場上的搏鬥，他的對手總是屈服在他的口才和勇氣之下。使徒從傳教的初期到最後的葬禮，這位忠心耿耿的朋友一直追隨在身旁，所以他樂於稱呼阿里是他的兄弟和代理人，如果穆罕默德是像摩西一樣的先知，那麼阿里就是忠誠的亞倫
[239]

 。阿布·塔勒布的兒子後來受到指責，說他忽視了對自己利益的維護，沒有就自己的權利提出嚴正的宣告，否則會使所有的競爭對手銷聲匿跡，他也沒有假借上天的旨意，保證他的繼承成為事實。這位毫不懷疑的英雄透露，穆罕默德對帝國的權力抱著猜忌的心理，也可能害怕引起反對的意見，所以才會延宕下達決定的時機。而且這位躺在床上的病人被富於心機的艾莎包圍，她是阿布·伯克爾的女兒，也是阿里的仇敵。

先知沒有交代後事而去世，等於使人民恢復了自由，他的夥伴要召集會議進行討論以選出繼承人。阿里世襲的權利和高昂的姿態，觸怒了資深前輩的貴族體制，他們想用自主而常用的選舉授予及重新掌握權杖。古萊西人絕不會與哈希姆家族高傲的傑出人士取得妥協，部落之間再度激起古老的衝突。麥加的遷士和麥地那的輔士大力宣揚各自的功勳。非常草率地建議竟然要選出兩個各自為政的哈里發，這樣會使薩拉森人的宗教和帝國在幼年期便分崩離析。歐麥爾用公正無私的決定來安撫喧囂的動亂，他突然宣佈放棄自己的權利，伸出手臂公開擁護溫和的阿布·伯克爾，願意成為德高望重長者的首位臣民。在狀況極為緊急的時刻加上民眾的默許，非法與倉促的權宜措施獲得充分的理由，但是歐麥爾在講壇上發表聲明，如果任何一個穆斯林敢投票贊同他的兄弟，不論是選舉人還是被選舉人都應該處死。
[240]

 阿布·伯克爾舉行簡單的就職典禮(公元632年6月7日)以後，麥地那、麥加和阿拉伯半島各行省都服從他的統治。只有哈希姆派拒絕效忠宣誓，他們的酋長在自己的家族裡，保持一支慍怒而獨立的後備部隊達6個月之久，根本不理會歐麥爾的威脅，歐麥爾甚至企圖燒燬先知女兒的居處。法蒂瑪的逝世和黨派的衰落，削弱了阿里的憤慨之氣，他只有遷就現實向教徒領袖致敬，接受他的借口：為了需要防備共同的敵人。同時，很明智地拒絕了阿布·伯克爾那慇勤的提議，說是要放棄統治阿拉伯人的權力。

年邁的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在即位2年以後被死神召喚，在他的遺囑中把權杖授予堅定和無畏的歐麥爾，獲得同伴心照不宣的贊成(公元634年7月24日)。謙遜的候選人說道：「我沒有理由接下這個職位。」阿布·伯克爾回答道：「但這個位置有理由交給你!」他在熱烈的祈禱中逝世，穆罕默德的真主會批准他的選擇，指引穆斯林走上同意和服從的道路。祈禱並不是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因而阿里過著退隱和虔誠的生活，公開宣稱尊敬對手優勢的身份和地位。為了安撫失去帝國的阿里，歐麥爾刻意奉承，不僅對他優渥有加而且極為禮遇。歐麥爾在統治的第12年被一名兇手刺殺受到重傷，他用同樣公平的態度拒絕提名自己的兒子或者要阿里取而代之，不願負擔繼承者的罪過來增加良心的不安，把推選教徒領袖這件極為困難的任務，交託給6位最受尊敬的同人。遇到這樣的機會，阿里接受了這個職務，成為6個推選人之一，等於承認他們有裁量權，將自己的繼承權利屈服於眾人的判決，因而再度受到友人的責難。
[241]

 他要是答應嚴格而屈辱的妥協條件，可能就會獲得推選，那就是不僅要遵從《古蘭經》和傳統，還包括兩位資深長者所決定的事項。
[242]

 穆罕默德的秘書奧斯曼在這種限制條件之下，接受統治國家的權力(公元646年11月6日)。等到第三任哈里發去世，這已經是先知去世後24年的事，在民意的要求之下，授予阿里統治和宗教的最高職位。阿拉伯人的習性是能安於簡樸的生活，阿布·塔勒布的兒子輕視塵世的排場和虛榮。他在祈禱的時刻前往麥地那的清真寺，穿著單薄的棉布長袍，戴上質地粗糙的頭巾，一隻手拿著自己的拖鞋，另外一隻手拿著弓當作行路用的枴杖。先知的友伴和部族的酋長前來向新的統治者致敬，用右手向他行禮表示效命和忠貞。


 十七、穆斯林的教派之爭及阿里的統治(655—660 A.D.)

野心勃勃的競爭會產生災禍，這種狀況限於激起野心的時代和國家；然而阿里的朋友和仇敵之間的宗教爭執，在伊斯蘭教紀元的每個時代都會死灰復燃，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始終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恨。
[243]

 波斯人是眾所皆知的什葉派
[244]

 信徒，他們在伊斯蘭的教條中加上新的內容：穆罕默德是真正的使徒，他的夥伴阿里就是代理人。他們在私下的談話和公開的禮拜中，用沉痛的言辭咒罵3位篡奪者，中途阻止他獲得與生俱來的權利，使他無法及早出任伊瑪目和哈里發的職位。歐麥爾的名字在他們的口中代表著邪惡和褻瀆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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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遜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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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持更為公正和得體的見解，因此獲得穆斯林與正教傳統的普遍認可。他們尊敬阿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和阿里的勳業，這些都是先知神聖與合法的繼承人。但他們把最後和最卑下的位置指派給法蒂瑪的丈夫，原因是繼承次序是由神聖的程度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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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歷史學家不受迷信的影響，來衡量這4位哈里發的得失，就會用平和的態度宣稱：他們的言行舉止都同樣純正，全部可以作為大家的楷模；他們都有狂熱的宗教情緒，而且都可能誠摯；在掌握財富和權勢的狀況下，為了履行道德和宗教的責任，他們都過著犧牲奉獻的生活。

但是就阿布·伯克爾和歐麥爾的公德而論，前者以謹慎為主而後者要求嚴峻，在他們的統治期間能保持和平與繁榮。奧斯曼懦弱的個性和衰老的年齡，沒有能力支持征戰的重負和帝國的擴張。他被所選用的人欺騙，也為所信任的人背叛。那些最忠誠的信徒對他的統治毫無幫助，或是引起敵對的行動。他的賞賜非常慷慨，只會使接受的人產生忘恩和不滿的心態。爭執的風氣蔓延到各個行省，他們派來的代表在麥地那集會。卡雷吉人是負隅頑抗的宗教盲信者，拒絕接受從屬和理性的束縛，在生而自由的阿拉伯人中間引起混亂，使得阿拉伯人要為他們所犯的錯誤進行補救，懲罰他們之中那些壓迫者。於是從庫法、巴士拉、埃及和沙漠的部族中舉兵起義，在離麥地那一個裡格的地方紮營，傳送一道內容極其傲慢的命令給他們的統治者，要求他的施政要做到公平正直，否則就得退位下台。奧斯曼表示悔改之意，使得起義者放下武器開始星散，但是哈里發的敵人運用手段，再度激起舉事人員的憤怒之情。一個不忠不義的秘書用偽造的文件，圖謀摧毀他的名譽和加速他的滅亡。哈里發失去前任對他僅有的保護，也就是伊斯蘭教徒的尊敬和信任。在受到圍攻的6個星期中，他的飲水和糧食都被敵人截斷，僅僅由於叛徒的顧忌和膽怯，使皇宮兵力薄弱的城門不致被攻破。那些背棄奧斯曼的人都因他的簡樸而謀求私利，無助而年邁的哈里發已經是大難臨頭，艾莎的兄弟率領兇手前來，奧斯曼的膝上放著《古蘭經》，受到刺殺以至於體無完膚(公元655年6月18日)。

阿里的就職典禮使5天無政府狀況的動亂獲得平息，他如果拒絕繼位會引發一場大規模的屠殺行動。在這樣艱辛的情況之下，對於哈希姆派酋長所表現的高傲姿態，他只有加以支持，公開宣佈他是為了服務而不是統治，嚴詞斥責外鄉人的僭越無禮，要求要是無法得到整個民族所有酋長的自願贊同，起碼也要獲得正式的認可。他從沒有受到指控說是煽動刺殺歐麥爾的兇手，雖然波斯人的做法很不謹慎，把這個刺客當作神聖的殉難烈士，舉行了盛大的節期慶典。奧斯曼和臣民的爭吵因為阿里的及早調解而緩和下來。哈珊是阿里的長子，在保衛哈里發時被敵人侮辱，身體受到傷害。然而哈珊的父親是否真誠反對叛徒，還是讓人感到可疑，可以很確定地說，阿里從叛徒的罪行中獲得最大的利益。這種誘惑實在是極為巨大，即使是最堅強的德性也會因而猶豫，甚至產生敗壞和墮落。野心勃勃的候選人不再渴望阿拉伯那不毛之地的權杖，薩拉森人在東部和西部獲得勝利，波斯、敘利亞和埃及這些富饒的王國，成為教徒領袖的世襲產業。

祈禱和沉思的生活並沒有使阿里好戰黷武的積極精神受到影響，他正值心智成熟的年齡，對於人生有豐富的經驗之後，領導統御仍舊暴露出年輕時的狂狷和魯莽。他在統治的初期，竟然不會用贈送禮物或和顏悅色，來確保特拉和祖貝爾讓人起疑的忠誠。這兩位最有權勢的阿拉伯酋長從麥地那逃到麥加，然後再前往巴士拉舉起反叛的旗幟，篡奪伊拉克或亞述的主權，提出無效的請求，說這是他們服務所應得的報酬。他們打著愛國的幌子，用來掩蓋最明顯的分裂意圖。可能是奧斯曼的敵人甚或就是謀害他的兇手，現在用報復做借口要求阿里拿性命來賠償。先知的遺孀艾莎陪伴他們一起逃走，她對於法蒂瑪的丈夫和子孫心懷永難平息的憎恨，直到生命最後的時刻還是如此。那些有理性的穆斯林感到憤慨和駭異，信徒之母竟然不顧身份地位出現在營地；但迷信的群眾則感到信心百倍，她的現身使伸張公義更為神聖，保證他們的大業可以獲得成功。哈里發率領2萬名忠誠的阿拉伯人，還有庫法9000名英勇的輔助部隊，在巴士拉的城外迎戰並且擊敗兵力佔優勢的叛軍。他們的領袖特拉和祖貝爾在首次接戰中陣亡，穆斯林的兵器已被內戰的鮮血污染。艾莎在通過戰陣的行列激勵部隊的士氣以後，將自己的位置選定在戰場最危險的地點。接戰最為激烈時，為了拉穩她所乘坐駱駝的韁繩，有70個人連續被殺或是受傷。在她所坐的籠架或舁床上面，插滿標槍和投矢，像是豪豬身上的剛毛。神色莊嚴的俘虜保持堅毅的態度譴責征服者，阿里很快將她安置在適當的地方，那就是穆罕默德的墓地，她仍然以使徒未亡人的身份受到尊敬和照應。

這一次的作戰稱為駱駝之日，阿里在獲勝以後，進軍對付實力更為強大的敵手，就是阿布·蘇富揚的兒子穆阿維亞，他膽大妄為地竟然僭用哈里發的頭銜。敘利亞的軍隊和倭馬亞家族基於利害關係，支持穆阿維亞所要求的權利。他們從泰普薩庫斯渡過幼發拉底河，綏芬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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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河的西岸向前延伸。在這個開闊而平坦的舞台上，兩位競爭者進行了一場長達110天的混戰。整個過程包括90次作戰行動或前哨戰鬥，阿里的損失估計是2.5萬名士兵，而穆阿維亞的傷亡高達4.5萬人，陣亡名單上有25名老兵的名字最引人注目，他們曾經追隨穆罕默德的旗幟參加貝德爾的作戰行動。這場死傷慘重的鬥爭之中，合法的哈里發展現出英勇和仁慈的優越性格。他的部隊受到非常嚴厲的囑咐：等待敵軍首先發起攻擊，饒恕逃命的弟兄，不必趕盡殺絕，尊敬陣亡者的屍體，不可侵犯女性俘虜的貞操。他提出寬宏大量的建議，為了拯救穆斯林的性命，情願舉行一場個人搏鬥來解決問題；但是他那嚇得面無人色的敵手拒絕接受挑戰，因為搏鬥的結果只有死路一條。這位英雄騎著一匹黑白兩色花斑馬，用沒有人可以抵擋的神力揮舞沉重的雙刃長劍，在一次衝鋒之下突破敘利亞人列陣的隊伍。每當他斬殺一名叛徒就發出「阿拉·阿卡巴」的呼聲，意思是「真主必定獲勝」。在一次夜間戰鬥的混亂之中，他這種可怕的叫喊讓人聽到有400次之多。大馬士革的君主已經存著逃命的念頭，但阿里已經到手的勝利卻被人攫走，完全是部隊違抗命令和宗教狂熱使然。他們的良知因穆阿維亞派人戳在最前列長矛上的《古蘭經》的莊嚴召喚而感到畏懼。這樣一來，逼得阿里屈服於羞辱的停戰協定和奸詐的和解條款，只有帶著遺憾和悲憤的心情撤退到庫法，整個黨派陷入士氣消沉的地步。

阿里的敵人手段高明，降服或引誘波斯、也門和埃及那些距離遙遠的行省。宗教狂熱所帶來的打擊，瞄準的對象是國家的3位首長，僅有穆罕默德的堂弟因而喪失性命。3個卡雷吉人或是宗教狂熱分子，在麥加的廟宇討論當前的狀況，認為宗教和國家已經陷入混亂之中。他們一致同意要殺害阿里、穆阿維亞和他的朋友埃及總督阿姆魯，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恢復宗教的和平與統一。每個兇手選定暗殺的對象，使用淬過毒藥的短劍，抱著同歸於盡的決心，秘密抵達行動的地點。雖然他們的決心同樣堅定，但是首先對阿姆魯的行動發生差錯，遭到刺殺的是坐在總督座上的副手；第二個兇手使大馬士革的君主受到危險的傷害；合法的哈里發在庫法的清真寺，被第三個刺客施與致命的一擊。阿里享年63歲，很仁慈地規勸他的兒女，要一下子處死謀殺犯但是不要施用酷刑逼供。阿里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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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倭馬亞王朝的暴君隱瞞得不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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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伊斯蘭教紀元第4世紀，在庫法的廢墟附近建立了一座陵寢、一所寺院和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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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萬萬的什葉派信徒在聖地長眠於真主代理人的足下，每年有無數的波斯人前來朝拜，使沙漠中生意興隆，他們表現尊敬的虔誠行為不下於到麥加的朝聖活動。


 十八、穆阿維亞出任哈里發和侯賽因的死事(661—680 A.D.)

穆罕默德的迫害者篡奪他子孫的繼承權利，他所建立的宗教和帝國由偶像崇拜的人士出任最高領導人。阿布·蘇富揚的反對極其凶狠而且固執，他的改信宗教遲緩且勉強，他的新信仰完全基於需要和利益才能鞏固。他願意在軍隊裡服役也願意參加戰鬥，或許這樣做才使他相信先知的宗教，愚昧時代的罪孽靠著倭馬亞家族的功勳才得以洗清。穆阿維亞是阿布·蘇富揚的兒子，也是生性殘酷的漢達所出，年輕時就聲名顯赫受到尊敬，擔任的職位是先知的秘書，受到歐麥爾的賞識並授予他治理敘利亞的重責大任，無論是處於下屬還是最高位階，他直接掌握這個重要的行省達40年之久。他不曾失去英勇和慷慨的名聲，同時裝出一副追求仁慈與溫和這些美德的模樣：一個知道感激的民族依附於他們的恩主，獲得勝利的穆斯林因塞浦路斯和羅得島的戰利品而致富。追捕殺害奧斯曼的兇手是神聖的責任，他拿來當成實現自己雄心壯志的動力和借口。

殉教烈士血跡斑斑的衣衫展示在大馬士革的清真寺，埃米爾為受到傷害的親戚遭遇不幸的命運而悲痛不已，6萬名敘利亞人立下忠誠和復仇的誓言，願意從軍服役。阿姆魯是埃及的征服者，自己就有一支軍隊，他最早向新的國君致敬，並且洩露極為危險的秘密，那就是阿拉伯的哈里發無論在何處都能即位，不必限於先知的城市。穆阿維亞的策略是對敵手的英勇採取規避的行動，等到阿里逝世以後，經過談判使他的兒子哈珊自動退位。哈珊根本無心於塵世的統治，就從庫法的皇宮退隱到他祖父墓地附近一間簡陋的斗室，沒有一聲歎息。心懷大志的哈里發最後還是加冕登上寶座，重大的變革是把這個王國由推選改為世襲。出現一些爭取自由或宗教狂熱的怨恨之聲，證明阿拉伯人完全是勉強從命，麥地那有四個市民拒絕宣誓效忠，不過穆阿維亞的計策是要運用精力和技巧去全力推動。他的兒子葉茲德是個懦弱和放蕩的青年，被公開宣佈為信徒領袖，也是真主的使徒正式的繼承人。

談到阿里之子侯賽因的仁慈，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有個奴隸在服侍他用餐時，不小心將滾燙的雞湯倒在主人的身上，這個出錯的可憐蟲立即趴在地上，為了免予處罰，誦讀《古蘭經》的一節經文：「控制自己怒氣的人能擁有天國的樂園。」「我並沒有發怒。」「原諒別人過失的人一樣擁有天國的樂園。」「我原諒你的過失。」「那些以德報怨的人……」「我賜給你自由和400個銀幣。」除了對宗教具備同樣的虔誠行為，哈珊的弟弟侯賽因遺傳了他父親另外一方面的精神，為了對抗基督徒他參加圍攻君士坦丁堡的作戰行動，在軍隊中服役並有優異的表現。哈希姆世系的長子繼承權，以及身為使徒外孫的神聖地位，現在全部集中在侯賽因本人身上，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用世襲的權利要求，來對抗大馬士革的暴君葉茲德，何況他藐視葉茲德的惡行，也不屑於承認暴君的頭銜。

一份有14萬名穆斯林的名單在暗中從庫法傳到麥地那，這些人表明要追隨他的大業，只要他出現在幼發拉底河的岸邊，他們都會揭竿而起。侯賽因並沒有聽從最聰明的朋友所提出的勸告，決定將他本人和家族托付到這個民族的手中。他帶著一群怯懦的隨員(都是婦女和兒童)，橫越阿拉伯的沙漠。等他快要接近伊拉克的邊界時，看到這個國家出現的面孔對他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充滿敵意，這使他開始提高警覺，懷疑他的陣營已變節或遭到毀滅。這種恐懼倒是很正確，庫法的總督奧貝多拉已撲滅起義的火花。侯賽因在卡爾巴拉平原被5000名騎兵的大軍圍困，從麥地那到幼發拉底河的交通線被截斷。即使如此，他仍然可以逃到沙漠中的一個堡壘，那裡過去曾經抵禦愷撒和科斯羅伊斯的龐大勢力，可以信賴泰族的忠誠，1萬名武裝戰士能夠加強守備的力量。在與敵軍首長的會談中，侯賽因提出可供選擇的3個榮譽方案，那就是讓他回到麥地那，或是配置在邊區的守備部隊對抗土耳其人，要不就是獲得安全保證去面見葉茲德。

哈里發所派來的指揮官，也就是他的部將，態度強硬一點都不肯讓步，侯賽因獲得的通知是他必須降服，成為教徒領袖的俘虜和罪犯，要不然就繼續他的叛亂行動。侯賽因回答道：「難道你想用滅亡來威脅我？」經過一夜短暫的休息，他準備用平靜和莊嚴的態度來面對他的命運。他的妹妹法蒂瑪為整個家族即將絕滅而哀傷不已，侯賽因制止她慟哭並且說道：「我們只有相信真主的安排，無論天上人間的所有事物都會滅亡，回歸到造物主那裡。我的兄長、父親、母親比我的狀況更好，每個穆斯林都有先知做見證。」他迫使他的朋友考慮個人的安全而及早逃走，他們一致拒絕背棄敬愛的主子苟且偷生，用熱烈的祈禱和進入天國的保證來增強奮鬥的勇氣。在這個重大日子的清晨，侯賽因騎上馬背，一手拿劍另一手執《古蘭經》。他那慷慨就義的殉教者隊伍只有32名騎士和40名步卒，但為了保護側翼和背後的安全，就用帳篷的繩索圍起來，並且挖一道深溝，裡面填滿燃燒的柴束，完全按照阿拉伯人慣用的辦法。敵軍的進軍表現出極為勉強的態度，有一個酋長還帶著30名追隨者棄逃，同樣面臨滅亡的命運。在每一次近身攻擊和單人決鬥中，法蒂瑪派的弟兄都抱著同歸於盡的念頭，幾乎能夠所向無敵。然而層層包圍他們的人馬在遠距離外發射如雨的箭矢，使他們極為懊惱也沒有還手的能力，馬匹和人員接連遭受殺戮。在祈禱的時刻，雙方同意暫時休戰。等到侯賽因最後一位同伴陣亡，這場戰役終於宣告結束。

只有疲憊和受傷的侯賽因單獨坐在帳幕的門口，正在喝水時，嘴部被標槍所貫穿，他的兒子和侄兒是兩名美貌的少年，被殺害在他的懷中。他舉起手來向著上天，兩個後輩的身上染滿鮮血，這時他為活著的人員以及陣亡的死者，喃喃念誦一段葬禮的禱告。他的妹妹在強烈絕望之感的衝擊下從帳幕裡走出來，懇求庫法的將領，不能任憑侯賽因在他的眼前遭到謀殺。將領聽到這番話，眼淚不自覺地流到他那莊嚴的鬍鬚上。臨終的英雄投身到敵人的中間，就連最勇敢的士兵都向四周退避。這時只有不知悔改的「無恥之徒」，指責士兵的膽怯，因此這個人的名字被教徒憎惡而不願提及。穆罕默德的外孫亡於刀矛齊下，身上有33個傷口(公元680年10月10日)。等到他的屍體受到摧殘以後，頭顱被帶到庫法的城堡，毫無人性的奧貝多拉用手杖撥弄受傷的嘴巴。一名年老的穆斯林大叫道：「天哪!我曾經看到真主的使徒親吻這片嘴唇!」跨越漫長的年代和遙遠的距離，看到侯賽因被害的悲劇場面，即便是最冷酷的讀者也會激起同情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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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為了紀念他的殉難都要舉行重大慶典，波斯信徒到他的墳墓來朝聖，讓他們的心靈充滿悲傷和憤慨的宗教狂熱。
[253]



阿里的姐妹和兒女戴著囚具被送到大馬士革的寶座前面，哈里發受到勸告要根絕這個與他有深仇大恨的家族，他們不僅獲得民眾的愛戴而且雙方永無和好的希望。葉茲德情願採取慈悲為懷的做法，淒慘的家庭在適當的照應下被遣返麥地那，與他們的親戚一起流淚痛哭。殉教的光榮取代長子繼承的權利，12個伊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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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稱為教長，在波斯人的信條裡，次序是阿里、哈珊、侯賽因以及侯賽因的直系後裔包括九代子孫。他們沒有武力、財富和臣民，然而持續不斷地受到人民的尊敬，使統治的哈里發產生嫉妒和猜忌之心。這些伊瑪目的墓地分散在麥地那、麥加、幼發拉底河的兩岸以及呼羅珊行省，所屬教派的信徒仍舊很虔誠地前去朝拜。他們的名字通常會成為叛亂和內戰的借口，但是這些皇家的聖徒瞧不起塵世的排場，順服真主的旨意以及屈從人類的不公，將無瑕的一生奉獻於宗教的研究和實踐。第12任也是最後一位伊瑪目，被稱為瑪哈迪，也就是「引導者」而知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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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著孤獨而聖潔的生活，在這方面的修行超越先人的成就。他隱匿在巴格達附近一座巖洞裡，死亡的時間和地點都沒有人知道。他的信徒對外聲稱他還活在世上，會在最後的審判之前現身好推翻德賈爾的暴政，須知德賈爾就是偽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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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個世紀轉瞬而過，阿拔斯是穆罕默德的叔父，後裔已經多達3.3萬人
[257]

 ，阿里家族可能同樣興旺，就是卑賤族人的身份也在最偉大的君主之上，那些最為傑出的人士被認為已經超越完美的天使。然而這些聖裔的後代卻處於困境之中，帝國的疆域極為廣大，使得膽大包天和手段高明的騙子有施展的餘地，宣稱與神聖的家族有姻親關係：像是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的阿爾莫哈德王朝、埃及和敘利亞的法蒂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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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門的蘇丹以及波斯的索菲斯家族
[259]

 ，他們掌握權杖能夠獲得神聖的尊榮，就是靠著這些含糊而曖昧的頭銜。在他們的統治之下，討論出身的合法性可能是危險的事。有一位法蒂瑪派的哈里發拔出他的彎刀，使提出不智問題的人噤若寒蟬，慕伊茲說道：「這把彎刀就是我的家譜，」他拋一把金幣給士兵，「這些就是我的親戚和兒女。」無論是成為君主、神職人員、貴族、商人或是乞丐，都出於各種不同的情況，只要是穆罕默德和阿里真正或虛構的後裔，就可以獲得教長、族長、閣下等尊稱。在奧斯曼帝國之內，聖裔用綠色頭巾來區別身份，從國庫領取薪水，只接受族長對他們的審判。他們不論財產或人品如何卑下，仍然自認憑著出身就可高人一等。一個有300人口的家庭，出於哈桑哈里發血統純正的分支，在麥加和麥地那聖城保有毫無污點的名望，也不會讓人感到任何懷疑，經過12個世紀的變革以後，對於他們本土的廟宇和主權，仍舊保有監督的權利。穆罕默德的名望和功勳使一個平民家族獲得尊貴的地位，古萊西人古老的血統勝過世間君王應有的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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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穆罕默德的偉業和伊斯蘭教的勝利

穆罕默德的才華值得我們大加讚揚，但是他的成功有些地方或許引起過譽之詞。大群改信者竟會接受一個能言善辯狂的熱分子的教義和激情，難道不會讓我們感到驚奇？教會的異端也採用同樣的誘騙方式，從最早的使徒時代到宗教改革，一直不停有人重複嘗試。一個普通市民竟能抓住軍隊和權柄統治自己的同胞，用得勝的武力建立一個君主國家，豈不是太難讓人相信了嗎？在東部猶如走馬燈的改朝換代中，100多個幸運的篡奪者從更卑賤的出身登上寶座，克服更為艱險的阻礙，擴大帝國和征戰的範圍。穆罕默德獲得同樣的教導要一面傳教一面戰鬥，把兩種相對立的特性結合在一起，既能提升他的能力，也有助於他的成功。強制和規勸、狂熱和恐懼相互之間不停作用，直到一切障礙都在無堅不摧的力量面前讓步。他的聲音呼喚阿拉伯人奔向自由和勝利、戰備和掠奪、縱情於現世和來生的歡樂。他所加之於大眾的限制都是為樹立他的先知的形象所必需，為使人民順從所必需，而唯一阻礙他的成功的是他提出的理性的信條，也就是有關神的單一和完美。

穆罕默德的宗教讓我們吃驚不已的，不在於傳播的方式而是恆久的特性。他在麥加和麥地那刻下純正和完美的印象，經歷12個世紀的變革以後，在印度人、阿非利加人和土耳其人改信《古蘭經》時，仍然能夠毫無變化地保留下來。要是基督教的使徒聖彼得或聖保羅能回到梵蒂岡，他們可能會問到，在這個宏偉的廟宇裡，用如此神秘的儀式所禮拜的神明，究竟應該怎麼稱呼。他們到了牛津或是日內瓦，倒是不會那樣吃驚，但是仍要盡責地去閱讀教會的教理問答，研究正統註釋家對他們的作品或上主的說話所做的評論。然而聖索菲亞教堂的土耳其圓頂代表穆罕默德在麥地那親手所建的簡陋廬幕，只是更巨大更宏偉而已。穆斯林不斷抗拒那種誘惑，會把他們信仰和崇拜的對象降低到人類感覺和想像的水平。「我相信唯一的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徒」是伊斯蘭教永遠不變的簡單信條，神的睿智形象不會被任何可見偶像褻瀆。先知的榮譽也未超出人類德行的範疇，他那生動鮮明的道理會把門人弟子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性和宗教的格局之內。

阿里的信徒把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妻子和兒女視為神聖不可侵犯，於是有些波斯的神學家找到借口，認為神的本質已經表現在伊瑪目的身上，但是這種迷信的觀念普遍受到遜尼派信徒的譴責。他們表現拒不接受的行為，已經及時向大家提出警告：不可崇拜聖徒及殉道者。有關神性的形而上問題和人的自由，穆斯林如同基督徒一樣，在教派之中產生了激烈的爭辯，但是前者不曾煽起人民的情緒或擾亂城邦的安寧。此一重大差異的原因出於皇權和教權的分離或聯合。哈里發是先知的繼承人和忠誠信徒的指揮官，盡力壓制和阻止一切宗教的改革，最能符合他的利益。伊斯蘭教徒根本不知道教士的教階、紀律以及世俗和宗教的野心，智者的律法就信徒而論是良心的指導和信仰的神諭。從大西洋到恆河，《古蘭經》不僅被視為神學的基本法典，而且包括民事和刑事的法律體系。規範人類的行為和財產的法律，受到真主意志的保護，神的認可絕無謬誤，而且永恆如一。這種宗教的服從性伴隨著若干運作不便之處，不識字的立法人員經常被自己以及國人的偏見誤導，阿拉伯沙漠的制度並不一定適合生活富庶和人口眾多的伊斯法罕和君士坦丁堡。發生這種狀況時，宗教法官很恭敬地將聖書頂在頭上，提出一個變通的解釋來處理有關的問題，頗能符合公平的原則以及當時的習俗和政策。

關於穆罕默德的為人處世我們最後應考慮到的一點，是他對公眾的幸福所產生的有利或有害的影響。那些極為兇惡而又頑固的基督徒或猶太人仇敵也會承認，他奉行錯誤的使命來灌輸有益的教義，只是這種教義不如他們那樣完美而已。他非常虔誠地認定，對信徒的預先啟示具備真理和神聖的特性，以及創始人的德性和奇跡，並以此作為他的宗教即伊斯蘭教的基礎。阿拉伯地區的偶像在真主的寶座面前被砸得粉碎，以人為犧牲所流出的鮮血，被祈禱、禁食、施捨和表示虔敬各種有利無害的方式沖洗乾淨。他描繪出想像中的來世的獎賞和懲罰，符合無知而縱慾一代的品位。

穆罕默德也許沒有能力提出一個道德和政治的體系供他的同胞運用，但是他在信徒的心裡灌輸仁慈和友愛的精神，提倡社會公德的實踐和履行，以他的法律和教條制止報復的渴求和對寡婦孤兒的欺凌。敵對的部族在信仰和服從之下聯合起來，過去的無謂消耗於內部爭執的精力，全部用來對付外在的敵人。如果衝突不是那樣強而有力，對內能夠保持自由而對外所向無敵的阿拉伯，在當地君王的傳承下會不斷地繁榮下去，然而征戰的迅速擴張導致統治權的喪失。阿拉伯民族的殖民地擴散到東部和西部，他們與新入教者和俘虜的血統相互混合。經過三代的哈里發統治之後，寶座由麥地那遷到大馬士革河谷和底格里斯河兩岸。兩座聖城受到瀆聖戰爭的侵犯，阿拉伯半島被一個臣民用武力征服，而且還是個異鄉人。沙漠裡的貝都因人從統治的美夢中清醒過來以後，重新過著古老而孤寂的獨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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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一章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敘利亞、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 穆罕默德的繼承者建立哈里發帝國 基督教及其他宗教在伊斯蘭教政府統治下所遭受的待遇(632—1149 A.D.)


 一、阿拉伯各部族的聯合與對外的發展(632 A.D.)

信仰方面的革命沒有改變阿拉伯人的習性，穆罕默德的逝世反而發出獨立的信號，匆忙之間搭成的權力和宗教架構，幾將在不穩固的基礎上搖搖欲墜。穆罕默德那些早年入門的徒眾，組成一個人數雖少然而忠心耿耿的隊伍，聽從他能言善辯的說辭，追隨他歷盡各種艱難困苦，與真主的使徒一同逃避麥加的迫害，在麥地那獲得安全和庇護。成千上萬新加入的群眾，受到武力的驅使或是成功的引誘，承認穆罕默德是他們的先知和國君。他那簡單的宗教觀念只有一個孤獨而不可見的真主，使得多神教徒感到極為困惑。基督徒和猶太人抱著自負的心理，對於一個猶如過眼雲煙的立法者，拒絕受他的束縛。信仰和服從的習慣還不夠堅定，對很多新近改信的人而言，無論是古老的摩西律法，還是天主教會的儀式和深奧的教義，或者是異教祖先的偶像、犧牲和歡樂的節慶，這些始終縈迴心際難以忘懷。阿拉伯部族的利益衝突和世仇宿怨，使他們無法組成一個聯合和隸屬的體制。蠻族難以容忍過於寬厚和有益民生的法律，這些法律不僅抑制他們的激情也違背古老的慣例。他們只有勉為其難，順從《古蘭經》充滿宗教意味的訓示，要禁絕飲用酒類，要在齋月守戒斷食，要每天重複5次的祈禱。還有天課和什一稅捐，完全是為麥地那的金庫聚集財物，唯一的區別是不用貢金這個羞辱的名稱而已，但仍要保持長久不斷的支付。

穆罕默德成功的案例激起宗教狂熱或欺世盜名的風氣，有幾名敵手模仿類似的行為，拒絕承認尚活在世上的先知所建立的權威。首任哈里發率領遷士和輔士，蕩平麥加、麥地那和塔耶夫這幾個城市的動亂，要不是古萊西人的輕舉妄動為及時的斥責所阻止，很可能天房就會恢復偶像崇拜。「你們這些麥加的人們呀!對於伊斯蘭教難道一定要最後皈依和最先背叛嗎？」阿布·伯克爾規勸所有的穆斯林，對於真主和他的使徒所應許的幫助要有信心，然後下定決心發起勇敢的攻擊，防止這些叛徒的會合。婦女和孩童安全藏身在山區的巖洞裡，武士打著11面大旗前進，用他們的兵器祭出殺一懲百的手段，只有軍隊的力量才能恢復和鞏固教徒的忠誠。反覆無常的部族裝出一副悔悟的可憐相，願意接受祈禱、齋戒和天課的責任。看到鎮壓的成功和嚴酷的作風，就是最膽大妄為的叛教者，也都趴伏在真主和哈立德的刀劍之下哀求饒恕。

紅海和波斯灣之間有一個富裕的行省名叫雅曼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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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個與麥地那相比毫不遜色的城市裡，摩賽拉瑪是勢力強大的酋長，竟然自認是先知一流的人物，哈尼法族聽從他的吩咐。一名女預言家為他那日益高漲的名聲所吸引，他們蒙受天國的厚愛，把端莊有禮的言行置之度外，經常花幾天時間裝神弄鬼，實際上是在談情說愛。他也編造出一部《古蘭經》，都是一些晦澀難明的文字，然而還能流傳到現在。摩賽拉瑪對他的使命感到自負，願意忍痛與伊斯蘭教平分天下，穆罕默德用不屑一顧的態度來答覆他的建議。這個騙子快速發展，使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感到害怕，4萬名穆斯林集結在哈立德的旗幟之下，想要以一場決定性的會戰來保有他們的信仰。最初的接戰行動在損失1200人馬以後被敵人擊退，但哈立德最大的長處在於作戰技巧和堅韌不拔，殺死1萬名不信真主的人，報復失利的羞辱。摩賽拉瑪被一名埃塞俄比亞奴隸用標槍刺死，也就是這根標槍使穆罕默德的伯父受到致命的重傷。阿拉伯那些一片散沙的叛徒，沒有領袖也缺乏理想，面對一個如旭日東昇的王國，很快為軍隊的武力和紀律所鎮壓，整個民族再度公開信仰《古蘭經》的宗教，比起從前更為忠實穩固。野心勃勃的哈里發很快為薩拉森人提供了運用他們進取精神的機會，將他們的勇氣凝聚在一起投入一場聖戰，抗爭和勝利同樣可以堅定他們對宗教的熱情。


 二、早期幾位哈里發的性格作風和征戰行動

薩拉森人快速的征服行動自然會引起揣測之詞，認為開始幾任哈里發親自指揮信徒所組成的軍隊，是要在戰線的前列尋找殉教的冠冕。阿布·伯克爾、歐麥爾和奧斯曼的勇氣，在先知受到迫害時以及後來的戰爭中受到考驗，先知以個人的名義保證他們可以進入天國的樂園，必定教導他們藐視塵世的歡樂和危險。他們登上寶座時不是老邁就是已達成熟的年齡，認為統治者的職責是重視國內的宗教和法律。除了歐麥爾曾經親自參加耶路撒冷的圍攻，他們最長的遠征也不過是從麥地那到麥加的朝聖，在先知的墓前祈禱或講道時，用寧靜的心情接受紛至沓來的勝利。他們基於養成的德性或習慣，過著嚴肅清苦的生活，對於簡樸平實的風範感到自負，斥責世上的國君虛有其表的榮華富貴。當阿布·伯克爾擔任哈里發這個職務時，吩咐他的女兒艾莎要很仔細地算出私有的世襲財產，他服務國家，到底是為了發財還是變得更為貧窮，這都是最重要的證據。他認為自己有資格獲得3塊金幣的薪水，用來養1匹駱駝和1個黑奴，等到每個禮拜的星期五，分發自己所剩的餘款和公家的錢財，首先是給貢獻最大的穆斯林，其次是最貧苦的信徒。他自己僅有的財產是一套粗布衣服和5塊金幣，都交付給他的繼承人，使得後任發出哀悼的歎息，自謙沒有能力做到這樣令人欽佩的典範。

但歐麥爾的戒絕飲酒和禮賢下士並不亞於阿布·伯克爾的德行。他的食物是大麥麵包或椰棗，僅僅飲用清水，在講道時穿著一件有12個補丁的長袍。有位波斯省長要向征服者致敬表示效忠，發現他與一群乞丐躺在麥地那清真寺的台階上。節儉為慷慨的根源，歲入增加使歐麥爾有能力建立制度，對過去和現在服務國家的信徒支付公平和永久的報酬。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薪給，首先分配給先知的叔父阿拔斯最豐富的津貼，是2.5萬德拉克馬或銀幣。每位年老的武士可以獲得5000枚銀幣，這些都是在貝德爾戰場倖存的戰士。穆罕默德最後遺留的夥伴而且生活無依者，可以另外獲得3000枚銀幣的年金。至於對抗希臘人和波斯人而參加前幾次會戰的老兵，薪資是1000德拉克馬。歐麥爾的士兵無論是建立個別的功勞還是年長資深，全都得到加餉的好處，最低的等級也可以獲得50枚銀幣。在他的統治之下，就是他的前任也是如此，那些東部的征服者都是真主和人民最可靠的忠僕。大量公家的財富具有神聖的用途，作為維持和平和進行戰爭的經費，審慎運用公平和獎賞的原則來維持薩拉森人的紀律和士氣。能夠把專制政體迅速處理和貫徹執行的能力，與共和政府的地位平等和節約簡樸的準則結合在一起，這在當時來說是罕見的盛舉。

阿里發揮英雄無敵的勇氣，穆阿維亞表現完美無缺的睿智，激起臣民傚法競爭之心，他們的才能在民事的爭執中接受磨煉，可以用來傳播先知的信仰和權柄。倭馬亞家族在怠惰和浮華的大馬士革皇宮，成為代代相傳的君主，缺乏成為政要和聖徒的資格，然而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民族那兒得到的戰利品，不斷堆放在寶座的前面。阿拉伯人的豐功偉業能夠一直向上提升，完全歸功於民族的精神而不是酋長的能力。經過推論，我們可以得知主要原因是來自敵人的積弱不振。穆罕默德出生在非常幸運的年代，波斯人、羅馬人和歐洲的蠻族正處於最為墮落和混亂的時期。如果是在圖拉真、君士坦丁或查理曼的帝國統治之下，衣不蔽體的薩拉森人如果進犯就會被擊退，宗教狂熱的激流將會無聲無息地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消失。

羅馬共和國在光榮勝利的年代，元老院的要求是限制執政官和軍團的軍事行動，在沒有完全制服第一個敵人之前，絕不挑起第二場戰事。阿拉伯的哈里發憑著飛揚拔扈的氣勢或宗教狂熱的精神，對於羅馬人示弱以求萬全的策略嗤之以鼻。他們同時對奧古斯都和阿爾塔薛西斯的繼承人，以英勇的精神進行侵略行動，一樣獲得光輝耀目的成就。那些敵對的王國同時成為砧上魚肉，他們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了輕視阿拉伯人。在歐麥爾的10年治理期間，薩拉森人降服了3.6萬個城市或碉堡，摧毀不信者的教堂和廟宇有4000所，為推行穆罕默德的宗教興建1400所清真寺。先知逃離麥加的100年後，繼承人的武力和統治從印度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包括很多距離遙遠的行省在內，可以分成波斯、敘利亞、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5個地區。

根據一般常用的劃分方式，我要著手敘述這些驚人的成就。對於東方的征服因為相距甚遠而且興趣不大，所以很簡略快速地處理，更詳盡的敘述是包括在羅馬帝國範圍內的有關國家。然而我必須為自己的缺陷提出辯護，難免也要抱怨引導我的學者，他們的盲從和過錯使我受到牽累。何況希臘人只會從事口角之爭，始終吝於讚美敵人的勝利。經過一個世紀的無知以後，伊斯蘭教徒寫出第一本編年史，大部分資料來自聖傳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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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量出產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學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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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翻譯家選擇近代並不完美的短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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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人不瞭解歷史的寫作技術和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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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知道評論所應遵守的規則。我們的修道院在同一時期的編年史，可以媲美他們最受重視的作品，然而這些作品欠缺哲學和自由的精神，無法表現栩栩如生的風格。一位法國人編纂《東方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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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來教導亞洲那些知識最淵博的宗教學者。或許阿拉伯人還沒有發現一個歷史學家，能對他們的冒險事業寫出更清晰明確和內容豐富的巨著，使人在閱讀時能夠愛不釋手。


 三、阿拉伯人對波斯的入侵和征服(632—710 A.D.)

首位哈里發統治的頭一年，他的部將哈立德(就是那位「真主之劍」和「異教之鞭」)向著幼發拉底河進軍，奪取安巴爾和希拉這兩個城市。在巴比倫廢墟的西方，有一個務農的阿拉伯部族定居在沙漠的邊緣，世系綿長的國君以希拉為國都，他們皈依基督徒的宗教，在波斯帝國的庇護之下統治了6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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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達爾王朝最後一位國王戰敗，被哈立德殺死，他的兒子被當成俘虜送到麥地那。貴族躬身聽命於先知的繼承人，民眾看到族人的勝利而願意歸順。哈里發首次接受國外征戰的成果，可以每年獲得7萬枚金幣的貢金。征服者甚至他們的歷史學家都為初期的順利而感到驚訝，勢如破竹的進展為未來的偉大事業奠定基礎。伊瑪辛說道：「哈立德在同年打贏很多重大的會戰，為數眾多的不信者慘遭殺害，勝利的穆斯林獲得無法估量的戰利品。」所向無敵的哈立德很快被調到敘利亞戰場，對波斯邊界的進犯行動交給能力較差或較不謹慎的指揮官來負責。薩拉森人在渡過幼發拉底河時被敵人擊退，損失不輕。他們擋住了大膽的追兵，嚴懲冒險輕進的祆教徒，剩餘的部隊仍留在巴比倫的沙漠伺機而動。


 (一)卡迭西亞會戰和巴士拉的建城(636 A.D.)

波斯人怒火高漲而且心懷恐懼，在國家存亡的關頭不得不停止內部的對立和傾軋，祭司和貴族同意沒有異議的裁決——阿爾澤瑪女王必須遜位。在科斯羅伊斯過世和赫拉克利烏斯退兵以後，她是第六個為時短暫的篡奪者，崛起和滅亡也不過三四個年頭而已。科斯羅伊斯的孫子耶茲傑德即位，這個年代符合黃歷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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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著薩珊王朝的滅亡和祆教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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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毫無經驗的國君只有15歲，不願親冒矢石的危險去迎擊敵人，就把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他的大將羅斯坦。波斯國王還有餘留的3萬正規軍，據稱後來加上盟軍擴充到12萬人。穆斯林的軍隊經過增援以後，兵力從原來的1.2萬人增加到3萬人，把營地安紮在卡迭西亞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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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陣營雖然人數很少，但比起不信者的烏合之眾，能夠發揮更為強大的戰力。我必須不厭其煩再三說明，阿拉伯人衝鋒時，不像希臘人和羅馬人那樣靠著堅忍穩重和緊密相連的步兵發揮攻擊的效果。他們的主力部隊是騎兵和弓箭手，經常發生個人的搏鬥和快速的接觸，使得整個會戰行動受到干擾，只有在暫停以後再度發起攻擊，這樣一來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戰果，會拖延數天之久。

卡迭西亞會戰的時期可以區分為幾個階段，獲得特別的稱呼：第一階段是6000名敘利亞兄弟及時出現，因而稱為「救援日」；第二階段稱為「衝殺日」，表示兩支軍隊在進行一場驚天動地的混戰；第三階段指出夜間的騷動，用一個很古怪的名字稱為「咆哮夜」，將嘈雜的喧囂比擬成凶狠的野獸發出含糊不清的吼聲。次日的清晨決定了波斯人的命運，一場及時刮起的旋風將塵土砂石吹向不信者的面孔。當兵器撞擊的聲音在羅斯坦帳幕四周響起時，這位將領還躺在涼爽和安靜的陰影之下。他根本不配和古代的英雄同名，營地裡到處都是行李輜重，成隊的騾子背負著金銀器具和錢財。他聽到危險的聲音就從臥榻上爬起來，正要逃走時被一名英勇的阿拉伯人大步趕上，用刀斬下他的頭插在長矛上高高舉起，立即回到正在短兵相接的戰場。陣式密集的波斯人看到以後軍心大亂，只有束手被殲。薩拉森人承認損失了7500名戰士，卡迭西亞之役雙方表現出頑強的戰鬥精神，整個場面可以用血流成河來形容。王國的旗幟在戰場被砍倒為敵軍擄獲，這是一件鐵匠的皮圍裙，在古老的年代波斯人的救星拿它作為標誌。這種紋章表現出英雄起兵時的窮苦狀況，為了掩蓋見不得人的出身就用最名貴的寶石來裝飾。

哈里發在這次勝利以後，獲得伊拉克或亞述這個最富裕的行省，很快建設巴士拉城使得征服的成果更為穩固，這個地點可以控制波斯人的貿易和航運。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離波斯灣約80英里處，匯合成為寬闊而平直的河道，很適切地被稱為阿拉伯河。這段著名河流從匯合處到入海口的中央位置，薩拉森人在西岸開闢了一個新的拓墾區，800個伊斯蘭教徒組成第一個殖民地。在進展順利的情況下，很快建立起市面繁榮而人口眾多的都城，氣候雖然炎熱倒是有清新宜人的空氣，草原佈滿棕櫚樹和牛群，鄰近有一個山谷贏得亞洲四大著名花園之一的美譽。前幾任哈里發在位時期，這個阿拉伯殖民地的管轄權包括波斯南部各行省，先知的友人夥伴和殉教者將墳墓建在此地，使城市在宗教上獲得神聖的地位。歐洲的船隻仍舊經常來到巴士拉的港口，這裡已經成為對印度貿易位置適中的補給站和必經的路線。


 (二)邁達因的洗劫和建設庫法為都城(637 A.D.)

在卡迭西亞之役失利以後，河流和渠道縱橫的國度對所向無敵的騎兵部隊而言，原本可能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泰西封和邁達因的城牆曾經抗拒過羅馬人的攻城沖車，應該不會屈服於薩拉森人的輕型投矢，但想要逃走的波斯人被一種信念擊敗，那就是他們的帝國和宗教都已面臨末日，最堅強的據點被背叛和懦弱放棄，國王帶著一部分皇室人員和錢財，前往位於梅迪安山麓地帶的霍爾宛去避難。在這次戰役的3個月後，歐麥爾的部將賽義德在毫無抵擋之下渡過底格里斯河，用突擊的方式奪取都城(公元637年3月)，人民進行沒有組織的抗拒，使穆斯林大開殺戒。他們用充滿宗教激情的狂喜口吻高聲呼喊：「科斯羅伊斯的白色宮殿，就是真主的使徒對我們應許之物。」那些赤身露體的沙漠強盜突然之間成為巨富，實在已經超過他們的希望和想像。每個房間都可以發現新的財富，無論是用藝術含蓄地隱藏或是用裝飾很誇張地展示其價值，各種金銀器皿、裝滿服裝的衣櫃以及名貴的傢俱，令人難以預料到也根本無法計算(這是阿布·爾菲達的說法)。另外一位史家提到這個幾乎無限數量的財富，那個不可思議的數字是30億枚金幣。

有些微不足道但卻讓人感到好奇的實情，可以讓我們看到波斯人的富足以及阿拉伯人的無知。從印度洋一個遙遠的島嶼輸入大量的樟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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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來與蠟混合，供給東方的宮殿作為照明之用。薩拉森人對芳香的膠狀物感到陌生，也不知道它的名稱和性質，誤認它是一種食鹽，於是將樟腦摻在麵包裡，還感到奇怪怎麼會有苦味。皇宮有個大廳鋪著一條絲質地毯，長寬各有60肘尺，上面描繪出如同人間天堂的大花園，用黃金的刺繡來表現花卉、果樹和灌木的形狀，各種彩色都用寶石綴成，四周圍繞一道斑斕和蔥綠的花邊。阿拉伯將領說服士兵捐出這條地毯，說是他根據個人合理的推測，哈里發的眼光更能欣賞這件巧奪天工的傑作。堅毅的歐麥爾根本不理會藝術的價值和皇家的排場，要把這件獎品分給麥地那的弟兄。於是這條地毯就被拆毀，但是就它的材料所值的價錢來說，阿里把他得到的一份賣掉後獲得了2萬德拉克馬。追兵奪到1匹騾子，上面載著科斯羅伊斯的頭巾、胸甲、腰帶和臂鐲，這些華麗的戰利品被呈送給信徒的領袖。他把大王的服飾授予一個老兵，裝扮完畢後大家看到白色的鬍鬚、多毛的手臂和笨拙的體態，連最嚴肅的戰友都大笑不已。

遭到棄守的泰西封面臨縱兵大掠的下場，使這個大城逐漸衰敗。薩拉森人不喜歡這個地方的氣候和位置，哈里發歐麥爾接受將領的勸告，要將政府的所在地遷到幼發拉底河西岸。在任何時代，亞述城市都興衰無常而且變化迅速，整個地區缺乏石材和木料，最堅實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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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太陽曬乾的泥磚砌成的，拿當地盛產的瀝青當水泥粘合起來。庫法這個名字來自這裡的居屋，全部都是用蘆葦和泥土建造，但能夠成為新都的主要因素，是獲得由老兵組成的殖民地在人數、財富和精神方面的支持。受到最明智的哈里發放縱和忌憚，使得這裡的居民養成任性妄為的風氣。他之所以不敢對其進行限制，是擔心引起10萬人兵力的叛亂。阿里在請求他們的幫助時說道：「你們這些庫法的男子漢真是英勇無比，制服波斯的國王，消滅優勢的敵軍，把他們的一切據為己有。」

阿拉伯人靠著傑盧拉和尼哈萬德的兩次會戰完成主要征服行動。耶茲傑德在傑盧拉之戰失利後從霍爾宛逃走，帶著羞辱和絕望藏身在法爾西斯坦山區，想當年居魯士從這裡帶著英勇的夥伴一起下山去打天下。整個王國還留存著民族的氣節，在這些山嶺之間一直到南邊的埃克巴塔納或哈馬丹，15萬名波斯人為了他們的宗教和國家，進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抵抗，決定性的尼哈萬德會戰被阿拉伯人稱為「舉世無雙」的勝利。如果真如傳言所說，逃跑的波斯將領是因為被一隊裝載著蜂蜜的騾子和駱駝阻擋去路，才被敵人趕上抓住，無論這件意外是多麼微不足道，可以明顯看出奢華是東方軍隊最大的阻礙。


 (三)波斯全境的平服及向西亞的進擊(637—710 A.D.)

希臘人和拉丁人敘述波斯的地理時經常發生錯誤，但那些在歷史上最出名的城市，比起阿拉伯人入侵時的城市可要古老得多。阿拉伯人在攻略哈馬丹、伊斯法罕、卡斯汶、陶裡斯、雷伊以後，逐漸接近裡海的海岸，麥加的演說家讚揚信徒的成就和積極的精神。然而他們不再對著北方的大熊星座前進，因為現在已經幾乎要穿越人類居住世界的邊界。
[274]

 他們再度轉向西方和羅馬帝國，經由摩提爾的橋樑回頭渡過底格里斯河，在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所佔領的行省，與敘利亞軍隊獲勝的弟兄會師。離開邁達因的皇宮以後，向東發展的過程也同樣順利，擴張的範圍同樣廣大。他們沿著底格里斯河與波斯灣前進，打通山區的隘道進入埃斯塔卡爾或波斯波利斯的山谷，褻瀆祆教帝國最後的聖地。科斯羅伊斯的孫子差點在潰敗的縱隊和傷殘的兵員中受到襲擊，對於波斯從古迄今的運勢來說，這是一個極為悲慘的徵兆。
[275]

 他快馬加鞭地逃走，穿過克爾曼沙漠，乞求好戰的塞格斯坦人
[276]

 給予援助，要在突厥人和中國人勢力所及的邊緣地區，尋找令人汗顏的避難所。但一支勝利的軍隊不知勞累為何物，阿拉伯人分兵追趕怯懦避戰的敵軍。哈里發奧斯曼同意，只要有將領首先領兵進入面積廣大而又人口眾多的地區，也就是古代巴克特裡亞納人的王國，就可以獲得呼羅珊的治理權。這種條件可以接受，得到的獎賞絕對值得，穆罕默德的旗幟插在赫拉特、梅羅和巴爾奇的城牆上，成就驚人的首領既不暫停也不休息，直到口吐白沫的騎兵隊能夠飲馬阿姆河的水為止。處於公眾混亂到成為無政府的狀況下，各個城市和堡壘有自主權的政府首長，個別簽訂投降協定；戰勝者基於尊重、明智或同情，認可或強迫對方接受條款內容，只要單純表明信仰，就能區別當事人是兄弟還是奴隸。

哈爾摩占是艾赫瓦茲和蘇薩的君王或省長，經過恪盡職責的防守以後，被迫舉國對哈里發無條件投降，他們之間的會面交談也可刻畫出阿拉伯人的言行風範。覲見歐麥爾時，哈爾摩佔這個衣著華麗的蠻族，奉哈里發的命令，被剝除用金線刺繡的絲質長袍，以及裝飾著紅寶石和翡翠的頭巾。征服者對赤身裸體的俘虜說道：「真主對不信和順服的人有不同的待遇，難道你現在還不明白真主的意願？」哈爾摩占回答道：「哎呀!我真是深有所感，在過去蒙昧無知的時期，我們之間的鬥爭沒有武器，只能赤手空拳，那時的真主保持中立，我的族人通常會佔上風。自從他贊成你們的挑釁行動，你才能滅亡我們的王國和宗教。」波斯人感受到這種危險的對話所產生的後果，於是抱怨他口渴得無法忍受，但是又透露他的憂慮，害怕在飲水的時候被殺害。哈里發說道：「鼓起勇氣來，在喝完這杯水之前，沒有人會動你一根寒毛。」詭計多端的省長獲得保證以後，立刻將水瓶摔破在地上。歐麥爾覺得受騙，要下令處死哈爾摩占，但是他的夥伴堅持誓言的神聖，這時哈爾摩占立即表示要改變信仰，使他不僅得到赦免和自由，甚至還領受2000枚金幣的賞金。波斯的行政事務是在確實計算出人民、牲口和果樹的數目以後，才頒布有關的規定，這種做法證明哈里發非常精明，對每個時代的哲學家應該都會產生啟發。

耶茲傑德逃亡時渡過阿姆河一直抵達錫爾河，這兩條河無論在古代還是現在都很有名，從印度的高山流入裡海。法加納是錫爾河流域的一個肥沃行省，君主塔坎很友善地接待耶茲傑德。撒馬爾罕的國王以及粟特和西徐亞的突厥部落，都對落魄統治者的哀傷和保證非常感動。同時耶茲傑德派出使臣，懇求實力強大的中國皇帝基於雙方的友誼給予援助。當時唐朝的皇帝是太宗李世民，品德學識可以媲美羅馬的兩位安東尼，治下的人民享受繁榮與和平的生活，韃靼地區有44個旗的蠻族都承認他的主權。他在喀什噶爾和和闐派出守備部隊，與鄰近的錫爾河和阿姆河地區，保持著交往和聯繫。當時波斯的僑民將祆教的天文學傳入中國，唐太宗可能對阿拉伯人快速的發展和接近的危險都已提高警覺。中國所發揮的影響力或是各種援助，不僅使耶茲傑德充滿希望，也激起祆教徒的宗教狂熱，於是他帶領一支突厥軍隊回師要光復祖先所傳承的國土。

走運的穆斯林根本不必動用武力，就在一邊坐視他的覆滅和死亡。科斯羅伊斯的孫子受到部屬的出賣，也為梅羅反叛的居民所羞辱，還遭到蠻族盟友的欺壓、打擊和追捕。他逃到一條河的岸邊，拿出戒指和手鐲好讓一個磨坊的主人用船很快地將他渡過河去。這個鄉下人根本不清楚當時緊急的情況，他說磨坊的收益是每天4個銀幣，除非再多付一些不讓他有損失，否則就不願停下他的工作。由於猶豫和時間的耽誤，最後一位薩珊家族的國王被突厥騎兵趕上並殺死，這時他統治災禍不斷的國家已有19年。
[277]

 他的兒子菲魯茲在中國皇帝的庇護下成為謙卑的食客和被保護者，接受衛隊隊長的職位。
[278]

 一群皇家流亡人士在布加裡亞行省，長久保存祆教的禮拜儀式。他的孫子繼承王室的稱號，復國的大業毫無起色也沒有產生作用，於是回到中國，在西安的皇宮裡終老天年。薩珊王朝的男性世系已經滅絕，女性則成了俘虜，被征服者拿來當奴隸使用，或是正式締結婚姻的關係。後來的哈里發和伊瑪目之所以出身高貴，完全是因為他們的母親有皇家的血統。
[279]



波斯王國滅亡以後，薩拉森人和突厥人的疆域被阿姆河分隔。阿拉伯人的進取精神很快躍過這條狹窄的界線，呼羅珊的總督擴大成功的入侵行動，可以拿突厥王后的短靴裝飾他們其中一次的勝利，她在越過不花剌的山嶺時，由於逃得太過倉促，不慎留下這雙靴子。
[280]

 河間之地的最後征服
[281]

 如同西班牙一樣，是留給不思進取的瓦立德來保持光榮的統治。卡提巴的名字來自「駱駝夫」，顯示瓦立德最有成就部將的出身和功績。就在卡提巴的同僚把第一面穆罕默德的旗幟展示在印度河的岸邊時，他的部隊已經征服阿姆河、錫爾河和裡海之間廣大的區域，全部皈依先知的宗教和歸順哈里發的統治。200萬枚金幣的貢金強加在不信者的頭上，他們的偶像不是被燒燬就是被打得粉碎。穆斯林首領在卡裡斯姆的新建清真寺公開證道。經過幾次會戰以後，突厥各旗被趕回沙漠，中國皇帝也懇求與勝利的阿拉伯人建立友誼。
[282]

 粟特有繁榮的行省和勤奮的人民，在古代就得到詳盡的敘述，自從馬其頓國王開始統治以來，才對土壤和氣候的優點有了一定瞭解並開始善加運用。卡裡斯姆、布哈拉和撒馬爾罕這些富裕興旺和人口眾多的城市，在薩拉森人入侵之前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高壓控制。這些城市圍繞著雙重的城牆，將外部的防禦延伸到很大的範圍，把鄰近地區的農田和花園都包括在內。勤勉的粟特商人供應歐洲和印度的需要，用亞麻制紙是價值連城的技術，他們從撒馬爾罕將這種製造方法傳到西方世界。
[283]




 四、阿拉伯人對敘利亞的征戰行動(632—655 A.D.)


 (一)阿布·伯克爾對外征戰的政策宣示(632 A.D.)

阿布·伯克爾恢復信仰和政府的統一以後，馬上將一封信件交給阿拉伯部族，讓他們傳閱。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最仁慈的阿拉將健康和幸福賜給相信正道的人。這封信是要通知你們，我打算派遣真正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前往敘利亞
[284]

 ，將它從不信者的手裡奪走，同時我要讓你們知道，為宗教而戰是歸順真主的行為。

他的信差帶回這些部族虔誠和從命的消息，所有的行省已經激起英勇備戰的精神。麥地那的營地不斷擁塞著薩拉森人無畏的隊伍，渴望立即採取行動，抱怨天氣的炎熱和糧草的缺乏，用焦急的竊竊私語指責哈里發的延誤。等到集結的兵力已經齊備，阿布·伯克爾登上小山，檢閱人員、馬匹和兵器，用熱烈的祈禱祝福他們能夠馬到成功。他親自步行陪伴第一天的行軍，當那些過意不去的各級領導人員打算放棄騎馬前進時，哈里發用一番聲明打消他們的猶豫。他認為無論是騎馬還是步行為宗教服務，都有同樣的功勞，可以獲得獎賞。攻打敘利亞的軍隊首領聽到他的訓勉
[285]

 ，激起英勇戰鬥的果敢精神，雖然藐視塵世的野心，但仍舊要進軍奪取信仰所賦予的目標。先知的繼承人說道：

大家要記住，你們身處險境隨時會到真主的面前，保證審判的無罪，獲得樂園的希望。要避免不公正的行為和壓搾的作風，遇到事情要經常與弟兄商量，對你們的部隊要盡力保持愛心和信賴。當你們在為真主戰鬥的時候，舉止要像個男子漢，不可以轉身逃走，但不要讓你們的勝利沾染婦女和兒童的鮮血，不要摧毀椰棗樹也不要焚燒地裡的莊稼，不能砍伐果園。除非宰牛食用，否則不要任意傷害。當你們簽訂盟約或條款時，一定要堅持原則，言而有信。在你們進軍的途中，你們會發現一些信仰虔誠的人員退隱修行，用自認合適的方式侍奉神。不要去理會他們，不必殺害他們或是摧毀他們的修道院。
[286]

 同時你們會發現另一類人，他們屬於撒旦的會堂，頭頂全部都已剃光。
[287]

 對這些人下手不必留情。除非他們改信伊斯蘭教或者支付貢金，否則你們可以一刀劈開他們的頭顱。

阿拉伯人之間嚴格禁止所有褻瀆神聖或輕浮無聊的言論，不可記起古老的爭執以免引起危險。在混亂嘈雜的營地裡，履行宗教的職責絕不能鬆懈，作戰行動的間隙用來祈禱、沉思和研讀《古蘭經》。酗酒甚或飲用酒類的懲治是重打腳底板80下。處於初期宗教狂熱的信仰之中，很多不為人知的罪人透露他們所犯的錯誤，為了贖罪請求給予應得的處罰。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量之後，攻打敘利亞軍隊的指揮權被授予阿布·歐貝達，他是麥加的遷士，也是穆罕默德的朋友，性格溫和仁慈，雖然不會消除狂熱和奉獻的宗教精神，但是可以緩和嚴苛的要求。然而部隊只要遇到戰爭的緊急狀況，士兵還是需要哈立德極為高明的將道。不論君主的選擇是誰，「真主之劍」仍是薩拉森人實至名歸、高居首位的戰將。哈立德的服從沒有絲毫遲疑之心，哈里發能夠推心置腹地與他商量而不會產生猜忌，他具有大丈夫的氣概和那個時代的精神。哈立德公開聲明願意在信仰的旗幟下獻身服務，不論這面旗幟是掌握在孩童還是敵人的手中。光榮、產業和權力已經應許給勝利的伊斯蘭教徒，然而他還是被小心教誨，要是此生的目的只是追求財富，那麼獲得的報酬也不過是這些身外之物而已。


 (二)哈立德對波斯拉和大馬士革的圍攻(632—633 A.D.)

敘利亞15個行省之一，位於約旦河之東那片農耕發達的土地，羅馬人基於虛榮心作祟將之命名為阿拉伯行省，薩拉森人同樣著眼於民族的權利，首先對此地大動兵刀。這個地區的富裕在於貿易所獲得的各種利益，皇帝提高警惕，特別建立了一道堡壘線以加強保護，人口眾多的城市像是吉拉薩、菲拉德爾菲亞和波斯拉
[288]

 ，為了安全起見都構建了堅固的城牆，起碼也能免予遭受敵人的襲擊。最後這個城市距離麥地那有18站，漢志和伊拉克的商隊同樣可以使用這條路線，每年前來參加這個行省和沙漠地區最熱鬧的市集，長久以來使阿拉伯人起了嫉妒之心，現在要用武力對準這裡的居民。不過波斯拉可以出動1.2萬名騎兵，要是用敘利亞的語言來表示，波斯拉的意思是防衛森嚴的城市。阿拉伯人第一次對付不設防的市鎮獲得成功，加上邊境上的部隊不戰而逃，因而士氣極為高昂，認為只要一個4000名穆斯林的分遣部隊，就能攻擊波斯拉的城堡。他們為敘利亞的優勢兵力所壓制，哈立德親自率領1500名騎兵才把他們救出來。

哈立德曾經指責這次冒險的行動，現在恢復會戰的態勢，也讓他的朋友——年高德劭的塞加比爾安全無事，但後者只會乞求真主的憐憫和使徒的應許，對於作戰毫無助益。經過短暫的休息以後，穆斯林用沙代水來實施淨身的儀式
[289]

 ，哈立德在大家上馬前高聲朗誦晨間的祈禱。波斯拉的民眾對自己的實力深具信心，他們開啟城門大舉出動，軍隊在平原展開列陣，誓死要保衛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愛好和平的信仰無法對抗狂熱的叫聲，「戰鬥，戰鬥!樂園，樂園!」在薩拉森人的隊列之間迴響。城鎮的騷動和響起的鐘聲
[290]

 ，加上教士和僧侶的歎息，使得基督徒不僅士氣沮喪而且隊形混亂。阿拉伯人在損失230人以後成為戰場的主人，波斯拉的防壁上面為了顯示出人多勢大或是獲得神助，排滿神聖的十字架和受到祝福的旗幟。

總督羅馬努斯規勸大家要及早降服，人民表示不恥，他被降級，卻仍然保持這種看法並且找機會報復。在一次夜間的通敵接觸中，他告訴對手有一條地下通道，可以從他的住屋經過城牆的下面到達城外。哈里發的兒子和100名志願軍對新的盟友很有信心，願意進入地道。他們那種大無畏的行動，很容易為同伴打開城門。就在哈立德強加奴役和貢金的條款之後，這名投降變節的總督成為改變信仰的叛徒，在人民的集會中坦承他那建立功勳的賣國行為。羅馬努斯說道：

不論是今世還是來生，我要與你們的團體劃清界限。我要否認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任何人只要向他膜拜就受我的排斥。我選擇真主的道路，伊斯蘭是我的信仰，麥加是我的廟宇，穆斯林是我的兄弟，穆罕默德是我的先知。他被派來指引我們走上正道，頌揚真正的宗教，真主一直與我們同在。

奪取波斯拉以後，到大馬士革只有4天的路程，阿拉伯人受到鼓勵，乘勢要去圍攻敘利亞古老的都城。有個風景宜人的地方到大馬士革的城牆有一段距離，他們把營地安紮在樹叢和流泉的附近，提出3條路讓對方選擇，那就是接受伊斯蘭教的信仰、交付貢金或戰爭。市民新近獲得5000名希臘援軍，所以表現出強硬的態度，斷然拒絕阿拉伯人的要求。軍事藝術無論是在式微還是萌芽時期，通常都由將領本人提出和接受敵方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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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根長矛在大馬士革的平原抖動，武藝高強的哈立德在圍城作戰第一次的出擊中，表現出英勇無敵的氣概。他經過捨命鏖斗打倒一位基督徒的首領，這位身強力壯而地位很高的對手成為他的俘虜。他立即換上一匹精力充沛的馬，是帕爾麥拉總督送給他的禮物，鞭策趕往戰線的前面。他的好友德拉爾說道：「你最好休息一下，讓我接替你的位置，跟基督徒經過一番苦鬥，必然已經感到很累。」不知疲倦為何物的薩拉森人回答道：「啊!德拉爾!我們會在來世得到休息。一個人只要今天吃苦，明天就可以休息。」哈立德用毫不示弱的勇氣，接受第二位勇士的挑釁，雙方策馬戰鬥，他很快將敵手制服。這兩名俘虜拒絕放棄自己的宗教，哈立德只得很氣憤地砍下他們的頭顱，然後投擲到被圍攻的城市。大馬士革人經過幾番失利，沒有意願進行近戰防禦，一個信差從城牆垂下去打探消息，帶回立即獲得有力救援的報告，鼓噪的喜悅聲音等於將情報傳到阿拉伯人的營地。經過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以後，阿拉伯將領決定撤兵離去，準備與皇帝的軍隊在會戰中決一勝負，找機會再來圍攻大馬士革。

哈立德在退卻的狀況下，想要選擇最吃力的工作，那就是負責後衛，但最後還是謙虛地順從了阿布·歐貝達的意願，將這一重任交給了他。這時，後方受到了6000名騎兵和1萬名步卒的攻擊，正在這最危險的關頭，他飛奔前來拯救自己的夥伴。後來只有少數基督徒能退回大馬士革，報告他們被哈立德擊敗的情況。這次重要的決戰需要薩拉森人集結所有部隊，但是現在各部隊還分散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戰線，因此我要摘錄一份送給阿姆魯的通令，他後來成為埃及的征服者：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哈立德致阿姆魯，願你健康和平安。你應該知道穆斯林弟兄的計劃是要向埃茲納丁進軍。希臘人在那裡有一支7萬人的軍隊，目的是用來對付我們。他們想要用嘴吹熄真主的蠟燭，但是真主會保護真理之光不會讓不信者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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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信傳遞到你的手裡時，立即帶著你的人趕到埃茲納丁。如果至高無上的真主應允，就會在那裡找到我們。

他們誠心誠意地服從召集的命令，4.5萬名穆斯林在同一天到達指定的地點會合，他們把這一切歸於上天的賜福，這也是積極的行動和宗教的熱忱所產生的效果。


 (三)埃茲納丁會戰和大馬士革再度被圍(633—634 A.D.)

波斯戰爭凱旋歸來又過了大約4年以後，赫拉克利烏斯和帝國的寧靜再度受到一個新敵人的干擾，他們的宗教迸發出來的力量非常強大，東方的基督徒對這方面的瞭解並不深刻。在君士坦丁堡或安條克的皇宮裡，敘利亞的入寇、波斯拉的失守和大馬士革的危局，使赫拉克利烏斯從睡夢中驚醒。一支由沙場老兵和新徵人員組成的7萬人大軍，集結在霍姆斯或埃米薩，由他的部將威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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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這些部隊的主力是騎兵，有敘利亞軍、希臘軍或羅馬軍等不同的稱呼：敘利亞軍是指部隊組成或作戰的地區；希臘軍的名字來自統治者的宗教和語言；羅馬軍則被君士坦丁的繼承者濫用，不過是被借用的光榮名號而已。在埃茲納丁的平原上，威爾丹騎著一匹白色的騾子，騾身裝飾著黃金的項鏈，四周環繞旗幟和標誌。他為一個凶狠而赤裸的武士接近而大感吃驚，這個傢伙是要來窺伺敵軍的狀況。

德拉爾冒險犯難的勇氣受到年輕力壯的鼓舞，宗教狂熱的行為也獲得國人的尊敬。支配這個大膽狂妄薩拉森人的情緒包括對基督徒的痛恨、對戰利品的喜愛和對危險的藐視。他面臨迫在眉睫的死亡時，絕不會動搖宗教的信念，也不會被干擾堅定的決心，甚至會用幽默的話來開玩笑，一點都不影響那種坦率的個性。在毫無生還希望的冒險行動中，他不僅勇敢而且絕不大意，何況還有很好的運道。他經歷無數的危險，有3次落在不信者的手裡成為俘虜，還能倖存下來講述征服敘利亞的豐功偉業，享受應有的獎賞和報酬。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用一根長矛採取快速的戰鬥對抗30個羅馬人，威爾丹派這些人來想將他抓住。德拉爾殺死或擊落17個敵人之後，在弟兄的歡呼聲中安全退回自己的陣營。將領很溫和地斥責他那魯莽和輕率的行動，他為自己辯護時，展現出一名士兵的胸無城府。德拉爾說道：

不，不是我先動手，他們來抓我的時候，我只是不願讓真主看到我轉身逃走。說實話我很認真地搏鬥，毫無疑問是真主在幫助我對抗他們。要不是我擔心違背你的命令，我也不會像那樣單獨行動。我有預感他們會敗在我們手裡任憑我們處置。

在兩軍對峙時，有名年長的希臘人從他們的隊列裡出來，為了和平提出一個很慷慨的建議。他們願意花錢讓薩拉森人離開，每名士兵的禮物是1頂頭巾，1件長袍和1塊金幣。他們的領袖是10件長袍和100塊金幣，哈里發則是100件長袍和1000塊金幣。哈立德用一聲獰笑表示拒絕：

你們這些基督徒只有3條路可以選擇：信奉《古蘭經》、繳納貢金或是決一死戰。我們是喜愛戰爭甚於和平的民族，根本瞧不起這一點可憐的施捨，因為你們的財富、你們的家庭和你們本人很快就會尊奉我們為主子。

雖然當面加以拒絕，但他經過深入的考量後還是擔心會帶來危險，他手下的人員到過波斯，見識到科斯羅伊斯的軍隊，承認沒有看過這樣堅強的部署和陣列。狡猾的薩拉森人面對兵力優勢的敵人，想到一個新的策略來鼓勵士氣：

你們已經把面前的情況看得很清楚，這些羅馬人的軍隊團結一致，你們根本沒有逃脫的希望，但是你們也可能只花一天的時間征服敘利亞。成敗完全靠著你們的紀律和堅忍，要保全自己的實力撐到夜晚的來臨，先知的習慣是要在夜間擊敗敵軍。

在連續兩次作戰行動中，他用節制而堅定的態度忍受敵人的矢石交加和部隊的不滿怨言。最後，等到對方戰線的精力和箭矢幾乎消耗殆盡，哈立德發起攻擊的信號，立即獲得一面倒的勝利(公元633年7月13日)。皇家軍隊的剩餘人員逃到安條克、愷撒裡亞或大馬士革，470名穆斯林陣亡，為了給他們報仇，估計有5萬名不信者被打入地獄。戰利品的數量之多根本算不清楚，有很多用金銀製作的旗幟和十字架、各式各樣的寶石、金銀項鏈和首飾、無數貴重的胄甲和衣物。全面的分配工作要延到攻佔大馬士革後辦理，但是及時供應各種虜獲的武器是獲得後續勝利的關鍵因素。光榮的消息傳到哈里發的寶座前，所有阿拉伯的部族即使過去對先知的使命抱著冷淡和敵對的態度，現在也不斷地提出要求，急著想到敘利亞去分一杯羹。

憂傷和恐懼急速傳播開來，將噩耗帶到大馬士革，居民在城牆上看到埃茲納丁的英雄再度光臨。阿姆魯率領9000名騎兵擔任前鋒，薩拉森人的隊伍絡繹不絕使人膽戰心驚，後衛緊隨哈立德展揚著黑鷹的標誌。行動積極的德拉爾奉命指揮2000名騎兵，擔負的任務是巡邏城市的四周地區、搜索附近的平原以及截斷所有的外援和消息；其餘的阿拉伯酋長配置在各人負責的要點，面對大馬士革的7座城門，再度發起包圍行動，不僅勇氣百倍而且更有信心。薩拉森人的作戰方式能夠獲得成功，但是執行時非常簡單，不會像羅馬人和希臘人那樣重視兵法戰術、築城工事和軍事機具，根本無須挖掘壕溝和設置障礙，僅僅運用武器就能有效包圍城市，可以打退被圍者的出擊行動，破壞敵人的謀略和襲擾，採用饑饉的手段引起內訌。大馬士革的命運原本與埃茲納丁之戰密不可分，最後的勝負視皇帝和哈里發的作為而定。

托馬斯是出身高貴的希臘人，與赫拉克利烏斯有良好的私人關係，使其能夠成為皇帝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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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著他過去的事跡和現有的權勢，大馬士革再度鼓舞起高昂的士氣。夜間的喧嘩和燈火等於宣告阿拉伯人清晨的出擊計劃，基督教的英雄人物藐視阿拉伯人的宗教狂熱，卻同樣運用迷信的行為成為作戰的動力。在主要的城門、雙方軍隊可以通視的地點，豎立起高聳的十字架，主教帶領教士伴隨部隊進軍，在耶穌聖像前面放置《新約聖經》。交戰的雙方對於基督徒的祈禱不是充滿憤慨就是感到安慰，上帝之子要保護他的信徒，更要為他的真理提出辯解。會戰像狂風暴雨一樣進行，不斷地激起熱烈的情緒。托馬斯是技術高明的神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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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些最勇敢的薩拉森人發出致命的打擊，直到有位女中豪傑為逝者復仇，讓他喪失性命。阿班的妻子隨著夫婿參加聖戰，抱著瀕臨死亡的丈夫，她說道：

多麼愉悅!多麼歡喜!我的夫君!你就要到真主的面前。是他讓我們在一起，現在要使我們分離。我要為你的死報仇雪恥，要盡量運用我的力量，使我能夠跟你相聚，因為我愛你。從現在起我的生命再沒有一個男人，我要呈獻我的餘生來事奉真主。

沒有一聲歎息也沒有流一滴眼淚，她洗淨夫君的屍身，舉行通常的儀式將他埋葬。然後她拿著男子使用的武器，早先在自己的家鄉已經非常熟練，阿班的孀婦真是具有大無畏的精神，她看準謀害丈夫的人正在會戰最激烈的地方奮不顧身地搏鬥，射出第一支箭命中護旗士的手，第二支箭射中托馬斯的眼睛。這樣一來，處於弱勢的基督徒再也無法看見自己的旗幟和首領。然而大馬士革那位氣度恢宏的勇士拒絕退回他的府邸，就在防壁上裹傷再上戰場，搏鬥一直延續到黃昏，敘利亞人在休息時還是人不卸甲。寂靜的夜晚用敲響大鐘發出信號，所有的城門全部大開，每個城門都衝出銜枚疾進的縱隊，撲向薩拉森人正在熟睡的營地。哈立德最早全副武裝，率領400名騎兵盡速趕到最危險的位置，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口中大喊以致失聲：「啊!真主!只有您永遠清醒，請看這些服侍您的僕人，不要讓他們落到敵人的手裡。」「真主之劍」親臨戰場，使得托馬斯無法發揮英勇的作為，喪失勝利的希望。穆斯林們發覺自己處於危險的局面，重新恢復接戰的隊列，從側翼和後方去攻打出擊的敵人。在損失數千人馬以後，基督徒將領發出絕望的歎息，只有撤退，用防壁上的投射器具阻止薩拉森人的追擊。


 (四)攻佔大馬士革及和平條約的簽訂(634 A.D.)

圍攻作戰過了70天
[296]

 ，大馬士革的耐性和糧食全都耗盡，就是最勇敢的首長面對如此困苦的狀況，也只有屈服於現實。對於要和平還是戰爭的重大決定，他們接受過去的教訓，畏懼生性凶狠的哈立德，敬佩阿布·歐貝達溫和的德行。他們從教士和民眾中選出100位代表，在午夜時到帳幕來面見年長的主將，他用慇勤有禮的態度接見這些來客。他們帶著書面的同意書回去，對於穆罕默德的朋友極為信賴，主要的條件是停止所有的敵對行動。自願遷移的人員可以安全離開，盡可能帶走自己的財產。留下來向哈里發繳納貢金的臣民，可以分享遺留下來的土地和房屋，能夠擁有7所教堂做禮拜之用。根據條款的規定，要把最受尊敬的人質和離他們營地最近的城門，交到阿拉伯人的手中。阿布·歐貝達的士兵倣傚他們酋長的溫和態度，他能拯救一個民族使之免予滅亡，對於他們用歸順表示感激也會覺得欣慰。

條約的簽訂使大馬士革人放鬆了應有的警覺，就在這個時候，城市的另一邊被人出賣，受到攻擊而被敵人奪取。100多名阿拉伯人的隊伍打開東邊的城門，將之交給更為殘酷無情的仇敵。喜歡劫掠和暴虐成性的哈立德在呼喊：「殺呀!殺呀!不要饒了真主的敵人!」他那勝利的聲音在大馬士革的街頭迴響，基督徒慘遭屠殺，血流成河。當哈立德抵達聖瑪利亞教堂，看到他的夥伴平靜的態度，不僅感到驚訝而且激起滿腔的怒火。他們的刀劍還沒有出鞘，四周圍著一群教士和僧侶。阿布·歐貝達向將領致意，他說道：「真主把城市交到我的手裡，接受投降可以使相信真主的人免予戰爭的危害。」氣憤的哈立德回答道：「難道我不是信徒領袖的部將？要不是全面的進攻又怎麼能奪取這個城市？不信者必須葬身在刀劍之下。繼續動手!」急著滿足慾望而生性殘忍的阿拉伯人會服從大受歡迎的命令，要不是阿布·歐貝達用義正詞嚴的態度，堅持慈悲為懷的作風，大馬士革就會化為一片焦土。他挺身在渾身戰慄的市民和蠢蠢欲動的蠻族之間，用真主的聖名來懇求他們，要尊重他的承諾，要平息他們的怒氣，等待他們的首領做出決定。於是阿拉伯的酋長進入聖瑪利亞教堂，經過一番激烈的爭執以後，哈立德多少要聽命於同僚的見解和職權。阿布·歐貝達力言條約的神聖，穆斯林嚴格遵守諾言不僅爭取到了榮譽同時也獲得了利益，一旦敘利亞其餘的城市對他們無法信任而陷入絕望之境，就會使他們遭遇頑強不屈的抵抗。

大家同意停止屠殺行動，大馬士革向阿布·歐貝達投降的區域，立刻可以獲得條約的保障，並且請求公正和明智的哈里發做出最後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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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民眾接受宗教自由繳納貢金的條款，大馬士革仍舊留下了2萬名基督徒。但驍勇善戰的托馬斯還在繼續奮鬥，生而自由的愛國志士投效到他的旗幟之下，情願過著貧窮和放逐的生活。在鄰近的草原上，無數營地容納著教士和俗家子弟、士兵和市民、婦女和孩童。他們在倉促和恐懼之下僅帶走最值錢的動產，放棄位於風景優美的法爾帕爾河兩岸祖傳的房屋，這使他們感到悲傷和痛苦。居民的不幸災難根本無法感動哈立德的鐵石心腸，他與大馬士革人為了庫存穀物的所有權大肆爭執，想盡辦法要使城市的守備部隊得不到條約的好處，勉強同意每個難民為了自衛，可以攜帶一把刀、一根長矛或是一張弓，同時態度很嚴厲地宣佈，在暫緩3天的屠殺行動以後，要把他們當成穆斯林的敵人，繼續追捕絕不寬恕。

一名敘利亞青年熾熱如火的愛情，使大馬士革的逃亡人士慘遭滅亡的下場。約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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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住在城裡的貴族，已經與家世富有的少女訂親，但她的雙親延後了婚禮的時間，她被約納斯說服，願意跟合她心意的這個青年逃走。他們花錢買通凱山門夜間的守衛，愛人在前面探路，被一個阿拉伯的分隊包圍，但是他用希臘話大聲叫喊：「鳥被人抓住了!」警告這名少女趕快退回去。他被送到哈立德的面前用處決來脅迫，不幸的約納斯只有公開承認，他相信唯一的真主以及使徒穆罕默德，要繼續善盡責任成為勇敢和誠摯的穆斯林，直到殉教為止。

當城市被阿拉伯人奪取後，他盡快趕到修道院，優多西婭已在那裡找到棲身之地，但是她拋棄了這名愛人，身為叛教者的他受到大家的仇視。她為了宗教寧願捨棄自己的家園。毫無惻隱之心的哈立德行事非常公正，拒絕用武力拘留大馬士革任何一個男性或女性居民。哈立德遵守條約的規定，給城市4天的期限，同時他非常關切後續的征服行動。但是在計算時間和距離以後，發現沒有希望追上早已離城的民眾，殺戮和搶劫的意願無法達成。約納斯卻向他保證可以追上疲憊的逃亡人員，並且不斷要求，最後他決定聽從約納斯的話。於是哈立德率領4000名騎兵，假裝是身為基督徒的阿拉伯人，開始發起追擊行動。他們只在祈禱的時候休息片刻，嚮導對於整個鄉間的情況非常瞭解，大馬士革人一長列的足跡清晰可見，然後突然消失，但薩拉森人還是發現商隊轉向山區，很快就會落到他們的手裡。他們翻越利巴努斯山脈的稜線時，遭遇到無法忍受的困難，久經戰陣的宗教狂熱者也陷入意志消沉的狀況，只有這個愛人有百折不撓的勇氣，非常樂觀地要堅持到底。從鄉下一名農夫的口裡得知情況後，皇帝下達命令給這群流亡人員，要沿著海岸繼續前進不要耽擱行程，這條大路可以到達君士坦丁堡。這種做法可能是顧慮安條克的士兵和民眾，怕看到或得知他們所遭遇的慘狀而影響到士氣。

薩拉森人在嚮導帶領之下通過加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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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拉奧狄凱亞地區，盡量與城市保持相當的距離。雨不斷地下，夜晚是一片漆黑，他們與羅馬人的大軍只隔著一道山嶺。哈立德對弟兄們的安全感到極為憂慮，甚至將一個兆頭不祥的夢小聲告訴他的同伴。到了天亮以後，所有的情況都已一目瞭然，他們看到大馬士革人的帳篷安紮在一個風景宜人的山谷中。經過很短一段時間的休息和祈禱，哈立德將騎兵分為4個中隊，由他最信任的德拉爾指揮第一中隊，最後一個中隊由自己掌握。他們陸續衝進亂成一團的群眾之中，這些人準備的武器也不夠，完全被憂愁和疲憊制服。除了一個俘虜受到寬恕而被允許離開以外，阿拉伯人感到非常滿意，認為沒有一個男女能逃過他們鋒利的彎刀。大馬士革帶出來的金銀散佈在營地中，皇家的衣服僅絲織品就有300件，足夠供應一支赤裸的蠻族軍隊。在戰鬥的喧囂聲中，約納斯看見也找到了要追尋的目標，但是他這種卑鄙齷齪的行為使她燃起滿腔的怒火，優多西婭痛恨他的擁抱而不斷掙扎，就用一把短劍刺進自己的胸口。另外一位女性是托馬斯的孀婦，有人說她是赫拉克利烏斯的女兒，不知是真是假，她不僅留住性命而且免付贖金被放走。但哈立德的寬宏大量是出於藐視的心理，傲慢的薩拉森人等於下了一封挑戰書，拿來羞辱愷撒的寶座。哈立德突入羅馬行省的心臟地區深達150英里，同樣在機密而又快速的狀況下回到大馬士革。歐麥爾繼位後就將「真主之劍」調離指揮軍隊的職務，哈里發責備他的冒險行動過於草率，但還是禁不住要讚譽他的英勇和才能。

大馬士革的征服者另外一次遠征行動，同樣顯示出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財富，不是過分貪婪就是極度藐視。他們獲得信息說是離城30英里有一個阿比拉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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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整個地區一年的產物和商品堆滿。那裡有一位虔誠隱士所住的小屋，每年這個時候有大群朝聖的民眾前來朝拜。的黎波里總督的女兒要在此舉行婚禮，使得貿易和宗教的節慶更為熱鬧和高貴。雅法的兒子阿卜杜勒是一位光榮和神聖的殉教者，打起旗號帶著一隊500人的騎兵，執行充滿宗教熱忱和有利可圖的任務，要去掠奪不信者的財產和金錢。等到他快要接近阿比拉市集時，聽到探子的報告不禁大吃一驚，說是前方聚集了大量的群眾，包括猶太人和基督徒、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敘利亞的本地人和埃及的外鄉人，總數不下1萬人，此外伴隨新娘的還有5000名騎兵的衛隊。薩拉森人只有暫時停下來，阿卜杜勒說道：「我是不甘心就此退兵的。敵人眾多而且極為危險，但談到我們的報酬，不論是在今生還是來世，同樣的豐碩富足而且保證可以到手。現在讓每個人自己決定，要去的跟我走，不願的可以回去。」沒有一個穆斯林要離開他的隊標，阿卜杜勒向基督徒的嚮導說道：「你在前面領路。你將會知道，先知的友伴任何事都可以辦得成。」他們分為5個中隊發起衝鋒，但等到奇襲造成的初期優勢喪失以後，受到數量龐大的敵人包圍，幾乎全軍覆滅。英勇的隊伍形成奇特的對比，就像一頭黑色駱駝的皮毛上面有一個白色的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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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在日落時，他們的武器從手中墜落，在死亡的邊緣苟延殘喘，這時發現一陣飛塵迅速接近，聽到深受歡迎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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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出現哈立德的旗幟，他領導騎兵用最快的速度前來解救他們。基督徒被他的攻擊打得潰不成軍，他在後面追殺一直到達的黎波里河的岸邊。逃走的人群留下市集所有的財物：那些展示出來待賣的商品，那些用來購買貨物的金錢，那些婚禮的華麗裝飾和禮物，還有總督的女兒和40名侍女。馬匹、驢子和騾子的背上，裝載著水果、糧食、傢俱、金錢、餐具和珠寶，受到宗教庇護的強盜得勝後回到大馬士革。憤怒的隱士與哈立德發生了一些短暫的爭吵，沒有受到殺害成為殉教者，孤獨地留在血流滿地滿目瘡痍的現場。


 (五)圍攻埃米薩和葉爾穆克會戰(635—636 A.D.)

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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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早發展農耕獲得改進的區域之一，選擇這個地方作為目標倒是很有價值。由於鄰近海洋和山地，加上廣大的森林和充足的雨量，炎熱的氣候得到適當的調節，肥沃的土壤供應生存所需的物資，促進人類和牲口的繁殖。從大衛王時代到赫拉克利烏斯在位，整個國度佈滿古老而興旺的城市，居民的數量眾多而且生活富裕，雖然遭受專制政體和宗教迷信長期的摧殘，波斯戰爭在近期內造成重大的災害，敘利亞對於沙漠掠奪成性的部落仍舊深具吸引力，也使他們能獲得物質和金錢的報酬。

從大馬士革到阿勒頗和安條克是一望無垠的平原，行程長達10天，西邊有曲折蜿蜒的奧隆蒂薩河流過，可以引水灌溉農田。利巴努斯山脈有正向和逆行兩重山脊，從北方向南延伸，位於奧隆蒂薩河與地中海之間，特別得到「凹地」的稱呼，是指這條綿長而多產的山谷，南北兩端的界限是兩道峻嶺，有著積雪不消的山峰。敘利亞因為地理的記載和征服的關係，其中有些城市並用希臘和東方的名字，我們可以指出埃米薩或霍姆斯、赫利奧波利斯或巴貝克，前者是平原的主要城市，後者成為山谷的首都。在最後的愷撒統治之下，這些城市的防禦堅固，人口眾多，遠處就可看見閃閃發光的塔樓，市區的面積寬廣，佈滿公私各種建築物，市民以積極的進取心著稱於世，或者說態度非常高傲，他們富於資財，或至少習於奢華的生活。在異教信仰的時代，埃米薩和赫利奧波利斯兩個地方全都沉溺於敬拜巴爾，也就是太陽神。但是他們的迷信和卓越的成就之所以式微，主要是出於運道和財富產生變化。埃米薩的廟宇沒有留下任何遺跡，過去這所廟宇曾被詩意地比擬為利巴努斯山的絕頂。巴貝克的廢墟雖然古代的作者沒有見到，但是仍舊引起歐洲旅行家的好奇和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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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廟宇經過測量有200英尺長，100英尺寬，正面的裝飾是兩排柱廊，各有8根石柱，兩側各有14根石柱，每根石柱有45英尺高，由3個巨大的石塊或大理石組成。這種科林斯式柱型的比例和葉飾表現出希臘的建築藝術，但是巴貝克從來不是首都，也沒有國君停留，我們無法理解這樣雄偉的建築所需經費來自何處，難道是私人慷慨解囊？還是城鎮的大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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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森人攻佔大馬士革以後，開始向赫利奧波利斯和埃米薩前進，但是我不願再重複敘述有關戰爭的細節，前面已經有很大的篇幅加以介紹。有關戰爭的行動和作為，他們的策略與刀劍同樣有用，會用短期和個別的休戰協定來瓦解敵人的聯盟。他們習慣於敘利亞人時友時敵的反覆態度，熟悉對方在語言、宗教和習性方面的觀念。在他們回來圍攻城市之前，先用暗中購買的方式，將所有城市的倉庫和軍械消耗一空。他們對於富有或頑固的俘虜增加對方要支付的贖金，僅僅卡爾基斯的稅賦就要5000英兩的黃金、5000英兩的白銀、2000件絲質長袍和用5000匹驢子裝運的無花果和橄欖。但是無論是休戰協定還是投降條約都得到忠實的遵守，哈里發的部將承諾不進入已經降服的巴貝克，就很安靜地留在自己的帳幕保持穩重的態度，只有當相互傾軋的黨派請求這位外國主子干預時，他才會採取行動。他們在2年之內，征服了敘利亞的平原和山谷。然而教徒領袖認為進度過於緩慢，薩拉森人流出悔悟和憤怒的眼淚，對於自己所犯的過失感到痛心，於是向他們的首領異口同聲地提出呼籲，要求他領導大家進行聖戰，完成真主的使命。在埃米薩城外發生一件事故，有名阿拉伯青年是哈立德的表弟，在那裡大聲喊叫：

我以為看到那些黑眼睛的姑娘在向我張望，只要有任何一位出現在這個世界，所有的人為了愛她會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我看到其中有一位手裡拿著綠色絲絹，還有一條寶石頭巾，她向我招手要我趕快過去，然後對我說：「我愛汝。」

這些話使基督徒有了借口，說他不論到哪裡都會帶來災禍，終於霍姆斯總督讓這名阿拉伯青年被一根標槍射死。

薩拉森人為了對付東羅馬帝國的軍隊，有責任要運用作戰英勇和宗教狂熱的全盤力量。東羅馬帝國皇帝因一再的失利獲得慘痛的教訓，知道沙漠的盜匪正著手進行正規和永久的征服並且很快就會成功。來自歐洲和亞洲各行省的8萬名士兵，海陸並進運送到安條克和愷撒裡亞。全軍有6萬人輕裝部隊，全由迦山部族的基督徒阿拉伯人組成，聚集在最後一位國君賈巴拉的旗幟之下，擔任前鋒開始進軍。這也是希臘人的箴言：切割鑽石時最有效的工具還是鑽石。赫拉克利烏斯避免麾下官兵在戰場上涉險，不知他基於個人的傲慢還是對未來的失望，竟然下達非常專橫的指令，要用一次會戰決定戰爭的勝敗和行省的命運。敘利亞人願意追隨羅馬和十字架的旗幟，但是一個胡作非為的主子行事偏袒而且殘忍，激起貴族、市民和農人不滿的怒火，因為他把敘利亞人當作臣民一樣的壓迫，也把他們當作外人一樣的藐視。一份細作的報告詳述了東羅馬龐大的準備工作，送到薩拉森人在埃米薩的營地，這些首長雖然有戰鬥的決心，但還是召開會議來討論。阿布·歐貝達基於信仰，期望留在原地成為光榮殉教的烈士，明智的哈立德建議保持顏面主動退卻，撤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邊界地區，在那裡等待己方的援軍及不信者的攻勢。馬不停蹄的信差很快從麥地那的寶座前面兼程趕回，帶來歐麥爾和阿里的祝福，以及先知遺孀的祈禱和8000名穆斯林的增援部隊。他們在前來的路途上擊潰希臘人的一支分遣部隊，等到達葉爾穆克河的營地與弟兄會合時，傳來令人大為興奮的信息：哈立德已經大敗迦山部落的基督徒阿拉伯人，使他們潰不成軍，四散奔逃。

赫爾蒙山位於波斯拉的附近，山區的泉水在德卡波裡斯平原成為激流，或稱為10個城市的平原。海洛馬克斯河被誤傳為葉爾穆克河，經過很短一段流程以後，注入太巴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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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在這條名不見經傳的溪流兩岸，發生了一場漫長而血腥的戰鬥(公元636年11月)。在這個極關緊要的時刻，公眾的需要和阿布·歐貝達的謙虛，使最有能力的穆斯林負起指揮的責任。哈立德在正面親自督戰，他的同僚把自己的位置設在後衛，阿布·歐貝達那受人尊敬的容貌和風度，以及看到穆罕默德展示在查巴城外的黃旗，使混亂狀況的逃兵恢復秩序，再度投身戰場。德拉爾的姐姐帶著一群阿拉伯婦女組成最後的陣線，她們接受徵召來參加聖戰，對於運用弓箭和長矛都非常熟練，就是在遭到囚禁時，也會防護自己的貞節和宗教，絕不能讓未受割禮的敵人強姦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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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領鼓舞士氣的講話簡短有力：「你們的前面是來世的樂園，退後就會墮入地獄永不超生。」然而羅馬騎兵的攻擊是如此猛烈，阿拉伯人的右翼被攻破，與主力分離。他們陷入一團混戰之中，被迫後退3次，在婦女的厲聲咒罵和拳打腳踢之下，轉過身去重新發起3次衝鋒。阿布·歐貝達利用作戰行動的空隙去探視弟兄們的帳幕，為了延長他們的休息時間，把2個不同時段的祈禱重複朗誦一次，親自包紮他們的傷口，用適切的言辭來安慰他們，說不信者只能獲得痛苦無法享用報酬。4030名伊斯蘭教徒葬身在戰場上，由於亞美尼亞弓箭手的戰技出色，使得700人可以吹噓他們在服役中立下大功，以至於失去一隻眼睛。

敘利亞戰爭的老兵認為這一天的困苦和戰況的變化前所未見，但是同樣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數以千計的希臘人和敘利亞人喪生在阿拉伯人的刀劍之下，很多人戰敗在森林和山區裡，接著慘遭屠殺，或是找錯了徒涉的地點被葉爾穆克河的激流淹死。不論損失有多誇張
[308]

 ，基督教的作者深感悲悼，認為是他們的罪孽令他們遭到血流漂杵的處罰。羅馬將領曼紐爾戰敗而死在大馬士革，也有人說他在西奈山的修道院得到庇護。迦山的國君賈巴拉在拜占庭的宮廷當流亡人士，對阿拉伯的生活方式極為懷念，自己何其不幸竟會選擇基督教的事業。
[309]

 他一度想要接受伊斯蘭教的信仰，但是在麥加的朝聖期間，他受到激怒毆打了一位弟兄，驚慌逃走，以躲避哈里發主持正義的嚴厲處分。勝利的薩拉森人在大馬士革享受一個月的歡樂和休息，阿布·歐貝達用審慎的態度分配戰利品，每個士兵和他的馬匹都可以分得一份，有阿拉伯血統出身的高貴戰馬得到雙份的獎賞。


 (六)攻佔耶路撒冷、阿勒頗和安條克(637—638 A.D.)

羅馬軍隊在葉爾穆克河之役後不再出現在戰場上，薩拉森人已無後顧之憂，接著在敘利亞防衛森嚴的城市中，選出下一個攻擊的目標。他們向哈里發請示，應該向愷撒裡亞還是耶路撒冷進軍，聽從阿里的意見決定立即圍攻後者。從異教徒的觀點來看，耶路撒冷不過是巴勒斯坦排名第一或第二的首府，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卻認為耶路撒冷是繼麥加和麥地那之後，最受尊敬和應該朝拜的城市，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本人的降示，使得聖地的廟宇有崇高的名聲。阿布·蘇富揚的兒子奉派率領5000名阿拉伯人開始首次的試探行動，想要用奇襲奪取或者使對方接受投降條約。阿布·歐貝達的軍隊在第11天全部到來，將整個城鎮圍得水洩不通。他按照慣例向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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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軍事首長和人民招降：

願健康和快樂賜給每一位追循正道的人。我們要你們做證，阿拉是唯一的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要是你們拒絕接受，可以同意你們支付貢金，接受我們的統治。所有這些要立即決定不可延遲。否則我就帶領人馬來對付你們，這些人樂於赴死在所不辭，哪像你們只會飲酒吃豬肉。你們的惡習不會影響到我們，但為了讓真主愉悅，我會殺絕那些為你們作戰的人，把你們的子女當成奴隸。

然而整座城市有堅強的守備，四面都是深邃的山谷和陡峭的斜坡，自從敘利亞受到入侵以後，緊急修復了城牆和角塔。葉爾穆克會戰最勇敢的逃亡人員，全在這個最近的收容地點停留下來。為了保衛基督的陵墓，本地人和外鄉客都能感受到宗教狂熱的火花，雖與在薩拉森人胸中燃起的熊熊烈焰還是無法相比。耶路撒冷之圍延續了4個月，出擊和進攻的行動幾乎無日無之，防壁上的投射器具一直在不停地操作，嚴酷的冬天為阿拉伯人帶來持續的苦難和生命的摧殘。基督徒最後還是屈服在圍攻軍堅毅不拔的意志之下。索弗洛尼烏斯教長在城牆上現身，一名傳譯大聲轉達召開會議的要求。在勸說哈里發的部將停止褻瀆神聖的行動不能產生成效以後，教長用人民的名義提出公正的投降條約，其中包括一個很特別的條件，為了保證條款的履行，請求歐麥爾運用職權親自前來予以批准。這個問題在麥地那的會議中被提出並引發了討論，鑒於地點的神聖和阿里的規勸，眾人說服哈里發要滿足士兵和敵人的意願。他的旅程極為簡單，卻比皇家排場的虛榮和壓迫，令人印象更為深刻。波斯和敘利亞的征服者乘坐一頭紅色的駱駝，除了本人以外，還載著一袋穀物、一袋椰棗、一隻木碗和一皮袋的飲水。無論他在何處停下來休息，都邀請同行人員來分享家常的食物，完全沒有階級的差別，教徒領袖的祈禱和布道使得用餐更為神聖。

在這次遠遊或朝聖的過程之中，他的權力全部用來主持正義，改進阿拉伯人任性而為的多妻制度，避免運用勒索和暴虐的方式徵收貢金，對於薩拉森人的奢侈痛加斥責，剝下他們身上穿著的貴重絲質衣服，把他們的面孔朝下在塵土中拖曳。當他到達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地點，哈里發大聲說道：「勝利歸於真主，感激阿拉把容易到手的征服賜給我們。」接著用粗糙的材料搭起帳篷，很平靜地席地而坐。等到簽訂條約以後，他毫無畏懼也不用護衛就進入城中，與教長親切談話，提到古代著名的宗教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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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弗洛尼烏斯向新的主人躬身致敬，暗中喃喃誦讀但以理的預言：「聖地成為可憎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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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祈禱的時刻，他們正好站在基督復活大教堂之內，哈里發拒絕在這裡行跪拜的動作，但是同意在君士坦丁教堂的台階上祈禱。他向教長透露睿智審慎和光明磊落的動機，歐麥爾說道：「如果我屈從你的要求，未來的伊斯蘭教徒會違犯這份條約，用倣傚我的先例作為借口。」在他的命令之下，所羅門神殿的位置準備用來興建一所清真寺。
[313]

 在他停留的10天時間裡，對於敘利亞的征服律定現在和未來應遵守的事項。神聖的耶路撒冷或是美麗的大馬士革難免會使哈里發流連忘返，麥地那感到妒火中燒，等到他很快自動回到先知的陵墓，大家的憂慮全都消失無蹤。
[314]



敘利亞戰爭已有成果，但仍然要繼續打下去，哈里發組成不相隸屬的兩支軍隊，由選鋒編成的特遣部隊交給阿姆魯和葉茲德指揮，留在巴勒斯坦的營地；另外兵員較多的部分，舉著阿布·歐貝達和哈立德的旗幟，向北進軍攻打安條克和阿勒頗。希臘人將阿勒頗稱為貝羅亞，這時還不是行省的首府或王國的都城，不像未來那樣光輝奪目。居民預想到會投降，就以貧窮作為借口，在生命和宗教方面都獲得比較優容的待遇。然而阿勒頗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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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城市大不相同，矗立在人工堆成的高聳小丘上，每邊都是峭壁，表面全是粗糙的砂岩，寬闊的壕溝灌滿附近山間流下的泉水。守備部隊在損失了3000人以後，仍舊可以勝任防禦的任務。尤金納是一位作戰英勇的世襲酋長，他的兄弟是出任聖職的僧侶，因公開呼籲和平而被他殺害。圍攻作戰的四五個月，是敘利亞戰爭最艱苦卓絕的階段，很多薩拉森人被殺或者受傷。他們將營地遷到1英里以外也不會使尤金納減低警覺，處決300名俘虜也無法使基督徒畏懼，俘虜全部在堡壘的高牆前面被斬首。阿布·歐貝達開始時保持沉默，最後還是免不了要抱怨。他讓哈里發知道，希望和耐性在金城湯池之前消耗殆盡。歐麥爾答覆道：

無法達成預定的目標，難免要讓我做出最後的裁示，現在我命令你不要放棄對堡壘的圍攻。你的撤退會損及軍隊的聲譽，鼓勵不信者從各方面向我們進襲。仍舊留在阿勒頗，一切交給真主來決定，你的騎兵可以在鄰近地區劫掠，盡量用就地取食的方式維持下去。

教徒領袖為了使他的勸誡更加有力，阿拉伯所有的部族都提供志願軍，他們騎著馬匹或駱駝到達營地，其中有個奴隸出身的人名叫達米斯，不僅身材魁梧而且英勇果敢。他到軍中服役第47天就提出建議，只要率領30個人，就可以用突擊的方式奪取堡壘。哈立德按照他的經驗以及經過實地的查證，推薦他所提出的計劃。阿布·歐貝達規勸手下的弟兄不要瞧不起達米斯低賤的身份，他自己要是能夠卸下肩頭的沉重責任，會很高興在這名奴隸的麾下服務。他安排很明顯的撤退行動來掩飾達米斯的策略，薩拉森人將營地安紮在離阿勒頗約1個裡格的位置。30位冒險的勇士在山腳下埋伏，達米斯終於完成了偵查的工作，他為聽不懂希臘俘虜的話而氣惱不已。這個大字不識的阿拉伯人說道：「願真主詛咒這些狗東西，他們說的話就像蠻子一樣。」在夜晚最黑暗的時刻，他爬到最容易到達的高度，之前已仔細探測過，有個地點的牆壁不是整面岩石，坡度沒有那樣的陡峭，守衛也沒有那樣的嚴密。7個強壯的薩拉森人踩在肩膀上疊起來，像巨人一樣的奴隸用肌肉突起的寬大背部，支撐整個人柱的重量。用這種痛苦的攀登方式，使最上面的人可以抓住城垛最低的位置，然後再翻越到防壁裡。他們毫無聲息地刺殺哨兵，將屍體丟到城外，30名弟兄在緊張之際喃喃發出虔誠的低語：「啊!真主的使徒，請來幫助我們!請來拯救我們!」還不斷地把頭巾的布放開，將下面的人拉上去。達米斯大膽而謹慎地移動腳步盡量不發出聲音，探明總督所住的府邸，發現總督正在恣情歡樂之中，舉行宴會大事慶祝他們獲得解救。他再回到同伴那裡，對堡壘的內部入口通道發起攻擊。他們制服守衛以後，打開大門放下吊橋，防守狹窄的隘路，哈立德在黎明率軍到達，使他們免予危險，確保突擊的成果。尤金納原來是令人敬畏的敵人，後來卻變成行動積極和貢獻甚大的改信者。薩拉森人的將領對這名謙遜的奴隸建立的功勞表示關心，特別率領軍隊留在阿勒頗，直到達米斯光榮的傷勢痊癒後才離開。

阿扎茲的堡壘和奧隆蒂薩河的鐵橋，仍然在掩護敘利亞首府的安全。等到失去這些重要據點，殘留的羅馬軍隊戰敗以後，奢華的安條克
[316]

 在渾身戰慄之下只有俯首聽命。城市為了獲得赦免，交付的贖金是30萬枚金幣，然而這個亞歷山大大帝繼承人的都城、羅馬帝國在東部的政治中樞、愷撒曾經用自由神聖和不可侵犯這些頭銜來稱譽的城市，在哈里發的統治之下淪落為位階次等的行省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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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赫拉克利烏斯的敗逃和敘利亞的底定(633—639 A.D.)

在赫拉克利烏斯的一生之中，波斯戰爭的光榮被他早年及晚年的羞辱和衰弱掩蓋。當穆罕默德的繼承人為戰爭和宗教而大動干戈時，他對於即將面臨無限的辛勞和危險而感到驚惶不已，本性怠惰的皇帝，不可能在虛弱衰老的高齡重振當年的雄心壯志。羞恥之心加上敘利亞人不斷的請求，使他不敢倉促離開發生戰事的現場，但是他已經沒有英雄的豪情勇氣。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喪失，埃茲納丁和葉爾穆克折兵損將的戰事，就某些方面而言，要歸咎於統治者未能御駕親征或是決策錯誤。他並沒有全心全力地防衛基督的陵墓，反而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志和觀點，把教會和政府都涉入一場形而上的爭論之中。赫拉克利烏斯為第二次婚姻的後裔加冕時，子孫未來要繼承的帝國卻被剝奪了最有價值的部分，身為君主只能保持馴服的態度。他在安條克大教堂當著主教的面，跪在十字架的下方，為君主和人民的罪孽而悲傷痛哭，但是他的這種認錯悔悟等於在告訴世人，要想改變上帝的判決不僅毫無裨益，還是褻瀆神聖的行為。薩拉森人所向無敵，是因為大家認為他們沒有可以抗衡的敵手。尤金納背叛降敵，表現出虛偽的悔悟和反覆的變節，證實皇帝的懷疑確有道理：在他的四周都是叛徒和背教者，圖謀把他本人和國家出賣給基督的仇敵。在這個災難頻傳的時刻，他的迷信被噩兆激起，心神不安，因為夢到喪失皇冠。他在向敘利亞致意要永久告別之後，帶著少數隨員秘密登上船隻，留下臣民，解除宗教信仰對他們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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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是赫拉克利烏斯的長子，帶著4萬人配置在愷撒裡亞，這裡是巴勒斯坦3個行省的首府。但他基於個人利益回到拜占庭，尤其是他的父親逃走以後，更自認沒有能力可以與哈里發會師的軍隊抗衡。他派出去的前衛受到300個阿拉伯人和1000個黑奴果敢的攻擊，這些人在寒冬之際越過積雪很深的利巴努斯山區，贏得勝利的阿拉伯騎兵中隊很快就追到了他們屁股後頭，而且是在哈立德的率領之下。在安條克和耶路撒冷的部隊，分別從北方和南方沿著海岸前進，直到他們的旗幟在腓尼基的城市下會師，但是的黎波里和提爾早已被叛賊出賣，結果擁有50艘運輸船的船隊不疑有他，直接進入被敵人佔領的港口，反而把本應及時供應的武器和糧食送到薩拉森人的營地。愷撒裡亞出乎意料的棄守使所有的努力化為泡影，羅馬君主在夜間上船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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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防衛能力的市民懇求敵人的饒恕，願意交付20萬枚金幣。行省其餘的城市像是拉姆拉、托勒密或亞克、示劍或尼亞波裡斯、加沙、阿什凱隆、貝裡圖斯、西頓、加巴拉、拉奧狄凱亞、阿帕美亞、海拉波裡斯，不敢再對征服者的意願討價還價。敘利亞是龐培從馬其頓國王手裡取得的，經過了700年，完全屈服於哈里發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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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圍攻和會戰損失的伊斯蘭教徒數以千計。他們的去世獲得光榮的聲名，樂於享有殉教者的尊稱。簡單的信仰可以用一個阿拉伯青年所說的話來表示，當他在最後時刻躺在姐妹和母親的懷中時說道：

不是敘利亞的佳餚美食，或是塵世即將萎謝的歡樂，激勵我獻身於宗教的偉業。我在尋求真主和他的使徒賜給我的恩典。我曾經從先知的一位友伴那裡聽到：殉道者的靈魂將會停留在綠色小鳥的嗉囊裡，啄食天堂的水果，飲用樂園的河水。永別了，我們會在流泉和綠叢中相見，那是真主為他的選民所準備的。

那些信仰堅定的伊斯蘭教被俘者更面臨極為困難的決定，像是穆罕默德的一位堂弟受到稱讚，因為他在3天的禁食之後，仍然拒絕喝酒和吃豬肉，那是不信者出於惡意所供應的唯一飲食。有些個性軟弱的弟兄犯下輕微的過失，更加激起宗教狂熱者絕不通融的精神。阿梅爾的父親用悲慘的語氣譴責叛教的兒子將會受到永恆的處罰，將會和僧侶與輔祭一起被打入最深的地獄，因為他拒絕承認真主，也不接受先知的求情。那些比較幸運的阿拉伯人，在戰爭中倖存而能夠保持虔誠的信仰，生活節儉的領袖也約束他們，不能濫用幸福和繁榮的成果。經過3天的休息和休整以後，阿布·歐貝達將部隊撤出安條克，免得染上為害甚烈的奢侈習性，而且向哈里發明確提出，只有出於嚴格紀律要求的貧窮和勞動，才能保持士兵們的宗教和德行。然而歐麥爾雖然嚴於律己，卻對他的弟兄仁慈而又寬厚。他在一番讚譽和感恩以後，不禁流下同情的眼淚，就坐在地上寫回信，用溫和的口氣譴責他的部將行事過於嚴厲。先知的繼承人說道：

真主並沒有禁止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對信仰正道的人行善，只要這樣做就是在執行真正的工作。因此你應該讓他們休息，而且要一視同仁不分彼此，把這個國家所提供的好東西讓大家自由分享。任何一個薩拉森人只要沒有在阿拉伯成家，就可以在敘利亞結婚。他們不管在哪裡，如果需要女奴，只要有機會隨便買多少也沒有關係。

征服者運用這種深受歡迎的許可，結果造成浮濫的現象。然而在他們贏得勝利的這一年，人員和牲口的死亡率增加，薩拉森人為了佔據敘利亞，付出2.5萬條人命的代價。阿布·歐貝達的逝世或許使基督徒感到悲傷，但他的弟兄記得他是10個選民之一，先知指名說他們是進入樂園的人。
[321]

 哈立德比他的弟兄多活了3年，「真主之劍」的墓地在埃米薩附近。他憑著作戰英勇和身先士卒，建立了阿拉伯和敘利亞的哈里發帝國，據稱其所向無敵的精神獲得上天的保佑而無往不利。他始終戴著一頂受到穆罕默德祝福的帽子，認為不信者的刀槍無法對他造成傷害。


 (八)征服敘利亞以後向外發展(639—655 A.D.)

最早這些征服者的位置由新的一代(他們的兒女和同胞)接替。敘利亞成為倭馬亞家族的大本營和支援中心，實力強大的王國奉獻稅賦、士兵和船舶，向四面八方擴展哈里發的帝國。但薩拉森人並不重視過多的名聲，他們的歷史學家很少提到次要的征戰行動，這些征戰的結果無一例外都是光輝而快速的勝利。從敘利亞向北方的發展，他們通過陶魯斯山，攻取西利西亞行省，首府塔蘇斯在古代是亞述國王光榮的紀念物，現在向阿拉伯人歸順。他們翻越同一座山脈的第二道山脊，用戰爭的手段而不是宗教的力量來擴大疆域，最遠到達黑海的海岸和君士坦丁堡的近郊。他們向東方前進到達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兩岸和源頭
[322]

 ，這裡是羅馬和波斯長期爭執的邊界，從此這一界線被永遠打破。埃德薩、阿米達、達拉和尼西比斯的城牆，過去曾抵抗過沙普爾和努息萬的軍隊和攻城器具，現在被夷為平地。阿布加魯斯的聖城徒有虛名，基督的稱號或畫像對不信的征服者而言完全喪失功效。敘利亞王國向西與海為鄰，阿拉杜斯是一個小島或海岸的半島，抵抗了10年之久才步上毀滅的命運。利巴努斯山脈有豐富的木材，腓尼基的貿易養成為數眾多的水手，生長在沙漠的土著製造和操作一支有1700艘帆船的艦隊。羅馬人的皇家水師在他們的面前逃走，從潘菲利亞的岩石海岸退向赫勒斯滂海峽。羅馬皇帝身為赫拉克利烏斯的孫兒，他的銳氣在沒有開戰之前，就已經被一個夢境和一句讖語
[323]

 弄得鬥志全無。薩拉森人制服海洋的主人，塞浦路斯、羅得和希克拉迪這些島嶼，接連受到他們的掠奪。

在公元前300年，德米特裡烏斯曾對羅得島進行流傳久遠而功敗垂成的圍攻。
[324]

 這個海洋共和國供應所需的材料和人力建造了一個勝利紀念物，阿波羅巨大的雕像有70肘尺高，豎立在海港的入口，成為希臘人自由和藝術的代表作。矗立56年以後，羅得島的象徵被地震摧毀，殘留的軀幹和巨大的碎塊，散落在地面已有8個世紀，這座雕像經常被提到是古代世界的奇跡之一。薩拉森人把這些殘留的材料收集起來，賣給埃德薩一名猶太商人，據說光是銅的重量就要900頭駱駝來搬運。我們也應該將上百個巨大的浮雕，和3000座其他的雕像包括在內，這些過去都被用來裝飾城市和日神廟，使之顯得繁榮和興旺。


 五、阿姆魯對埃及的征服及其施政作為(638—641 A.D.)


 (一)阿姆魯的出身和性格及對埃及的入侵(638 A.D.)

埃及的征服可以拿勝利的薩拉森人所具備的特性來加以解釋，那就是他們所處的時代，宗教狂熱的精神可以將弟兄之中地位最低賤的人，拔擢到超出應有的常情常理之外，像這種狀況在他們的民族還是頭一次發生。阿姆魯的身世可以說是卑微而又顯赫，他的母親是人盡可夫的娼妓，無法確定5個古萊西人中哪一個是他的父親，於是用相貌做證據判定是亞西的兒子，亞西是阿姆魯的母親年齡最大的愛人。
[325]

 阿姆魯被親戚厭惡，他們對他抱有成見，他在年輕時受到刺激，非常努力上進。他有詩人的天分，經常用諷刺詩反對穆罕默德本人和他的教義。統治的黨派運用他的才華去追捕宗教的流亡人員，這些人在埃塞俄比亞國王的宮廷尋找庇護。
[326]

 然而他從擔任使節歸國以後暗中成為改信者，基於理性或利益決定放棄偶像崇拜，後來與他的朋友哈立德一起逃離麥加。麥地那的先知感到極為愉悅，歡迎兩位最堅強的勇士加入他的事業。性情急躁的阿姆魯要帶領信徒的軍隊出發，歐麥爾的指責使他們的行動受阻。同時歐麥爾勸他不要追求權力和領土，今天盡責做好臣民，來日就會成為君主。然而穆罕默德最早的兩位繼承人並沒有忽略他的功勳，無論是巴勒斯坦的征服行動還是敘利亞所有的會戰和圍攻，他的協調合作都具備大將的氣度，奮不顧身，猶如士兵的英勇，兩位哈里發覺得對他和他的部隊虧欠良多。

阿姆魯有一次去麥地那，哈里發提到他的劍曾經斬殺很多基督教的勇士，表示要欣賞把玩一下。亞西的兒子抽出一把尺寸很短的普通彎刀，發覺歐麥爾感到驚訝，於是這位謙遜的薩拉森人說道：「讚美真主，要是這把刀沒有主人的手來行使，與詩人法利茲達克筆下的劍相比，既沒有那樣銳利也沒有那樣沉重。」在他征服埃及以後，哈里發奧斯曼心生猜忌就召他返國，但是在後續發生的事故中，一位軍人、政要和演說家的雄心，逐漸從他的身份地位中顯現出來，無論是在會議還是戰場上，正是因為獲得了他強力的支持才能建立倭馬亞王朝。穆阿維亞感激這位忠誠的朋友，把他的地位升到一般臣民之上，再度授予他埃及的行政和稅收大權，阿姆魯在尼羅河岸邊所建的城市和宮殿裡頤養天年。他在臨死前向兒女交代的遺言，被阿拉伯人讚譽為辯才和智慧的楷模：他對年輕時所犯的過失感到遺憾，如果詩人的虛榮能影響到他的悔悟，那麼他會誇大他那些褻瀆作品所產生的遺毒和禍害。

阿姆魯在巴勒斯坦的營地，對於哈里發同意入侵埃及雖然感到驚異，倒也覺得是意料中事。心胸開闊的歐麥爾相信真主和他的武力，已經使科斯羅伊斯和愷撒的江山發生了動搖，但是等他對穆斯林微弱的兵力和巨大的風險做了一個比較，難免認為自己過於魯莽，只有聽從那些膽怯的夥伴所提出的意見。《古蘭經》的讀者全都熟悉法老王的驕傲和偉大，10次一再出現的災禍，還是無法滿足以色列60萬名子民的心願，所達成的作用也不過讓他們逃走而已。埃及有很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他們的建築堅固而結實。僅就尼羅河和眾多的支流而言，也是無法克服的障礙，何況羅馬人會拿出全部的實力和頑強的態度，用來保衛皇家都城的糧庫。處於這種為難的狀況之下，教徒領袖決定把一切付之機運，當然就他個人的看法是順從天命。豪氣萬丈的阿姆魯僅率領4000名阿拉伯人，從加沙的駐地開拔行軍，等到他被歐麥爾派來的信差趕上，收到的是模稜兩可的命令：「要是你還在敘利亞，立即撤退不得耽誤；但是，如果在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已經抵達了埃及的邊境，那就大膽前進。真主和你的弟兄一定會給你援助。」阿姆魯根據經驗的教訓或者獲得秘密的信息，對於善變的宮廷抱持著不予置信的態度，於是他繼續行軍，直到他的帳幕確實安紮在埃及的領土上面。這時他召集手下的官員，拆開封印，閱讀書信，很嚴肅地查問這個地方的名稱和位置，然後他宣佈要服從哈里發的命令(公元638年6月)。經過30天的圍攻，他奪取了法瑪哈或稱佩魯西烏姆，掌握了埃及的鎖鑰要地，正如這個地方的得名，已經開啟這個國家的進入通道，一直到赫利奧波利斯的遺址和現代開羅的城郊。


 (二)孟斐斯和開羅的攻取及科普特人的歸順(638 A.D.)

孟斐斯位於尼羅河的西岸，離西邊的金字塔和北邊的三角洲只有很近一段路程。這個城市的周長有150個弗隆，
[327]

 展現古代國王的雄偉氣勢。在托勒密王朝和愷撒的統治下，政府的中樞移到海岸地區之後，亞歷山大裡亞的工藝和富裕使這個古代的都城盡失光彩，宮殿或至少是廟宇已淪落到荒涼和頹敗的狀態。然而，奧古斯都時代甚或是君士坦丁在位時，孟斐斯在行省的城市中，仍舊算得上面積最大和人口最多。
[328]

 尼羅河的兩岸在這個位置的寬度是3000英尺，有兩座橋各由60艘船和30艘船組成，連接在河中央一個名叫羅達的小島，這個小島遍佈花園和房屋。
[329]

 橋樑東端的盡頭就是巴比倫鎮和一個羅馬軍團的營地，用來保衛河流的通道和埃及的第二座府城。這個居於關鍵位置的要塞，可以將之描述為孟斐斯或密斯拉的一部分，被歐麥爾部將所率領的軍隊圍得水洩不通。有一支4000名薩拉森人的增援部隊很快到達他的營地，還有攻城的器具可以用來撞倒城牆，這些要依靠敘利亞盟軍的技術和勞力。

然而圍攻作戰還是延續達7個月之久，輕率的入侵者受到尼羅河氾濫的圍困和威脅。
[330]

 最後的攻擊非常勇敢，終於獲得成功。他們越過用鐵釘加強的壕溝，架起雲梯爬進要塞，嘴裡喊著：「真主必定得勝。」把殘餘的希臘人趕到他們的船上或是羅得島。後來征服者接受建議，把此地作為阿拉伯的海灣和半島最方便的交通線，孟斐斯的剩餘部分任其荒廢。阿拉伯人架設帳幕的地方變成永久的居住區，第一座清真寺受到80位穆罕默德的友伴
[331]

 親自前來祝福。一個新的城市在尼羅河東岸的營地上興起，巴比倫和弗斯塔特相鄰接的區域，在目前沒落的狀況下完全混淆在一起，通稱為老密斯拉或開羅，事實上巴比倫和弗斯塔特成為開羅向外延伸的郊區。但開羅這個名字意為「勝利的市鎮」，嚴格說來應該是指現代的首都，是由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在第10世紀建立的。這個城市逐漸離開河流，不過稍為留心就可以看出，連綿不絕的建築物是從賽索斯特裡斯的紀念碑朝薩拉丁的清真寺方向發展。
[332]



阿拉伯人在獲得光榮和利益的冒險行動以後，在這個國家的內部找到了極有勢力的盟友，不然就只能班師退回沙漠。當地土著的迷信和叛亂曾幫助亞歷山大完成迅速的征服，他們憎恨那些波斯的壓迫者，祆教的信徒焚燬埃及的廟宇，對阿匹斯神
[333]

 的肉身用褻瀆的食物來舉行盛宴。過了10個世紀以後，類似的原因再度產生同樣的變革，為了支持一個不可思議的信念，虔誠的科普特派基督徒激發高漲的熱情。我在前面已經說明基督一性論者爭論的源起和過程，東羅馬帝國皇帝的迫害行動不僅將一個教派轉變為一個民族，而且使得埃及與皇帝的宗教和政府劃清界限。雅各比派的教會將薩拉森人視為救星，在圍攻孟斐斯期間，勝利的軍隊和奴役的人民公開他們之間秘密而有效的條約。

一位家世富有和出身高貴的埃及人名叫莫考卡斯，隱瞞了他的宗教信仰，獲得管理行省的職位，趁著波斯戰爭的混亂局勢渴望創造獨立的機會。穆罕默德派遣的使節將他視為君王，但是他用貴重的禮物和含糊的恭維婉拒新宗教的建議。
[334]

 他的騎牆行為招致赫拉克利烏斯的痛恨，他之所以拖延降服的時間，完全是出於傲慢和畏懼。他的良知為利害關係所左右，要盡力討好以獲得全民的擁護和薩拉森人的支持。他與阿姆魯第一次的會談中，對於伊斯蘭依照慣例提出選擇——《古蘭經》、貢金還是刀劍——莫考卡斯用神色不變的面容很平靜地答覆道：

希臘人決定接受刀劍的裁決，但是不管今生還是來世，我都已不願再與希臘人打交道，甚至要與拜占庭的暴君斷絕關係，包括卡爾西頓的信條和東方正教的奴隸在內。就我自己和我的弟兄來說，決定不論生死都要信仰基督的福音和統一的教義。我們不可能接受你們的先知所發起的宗教革命，但是我們期望和平，對於他在塵世的繼承人，很樂意支付貢金和聽從命令。

每名基督徒的貢金按人頭計算規定為2個金幣，但是老人、僧侶、婦女和未滿16歲的兒童，可以獲得豁免。居住在孟斐斯的上方和下游的科普特人誓死效忠哈里發，任何一名伊斯蘭教徒旅行經過他們的國家，保證會獲得3天最慇勤的接待。東正教在教會和民政方面採取暴虐的手段，現在被這份安全許可
[335]

 摧毀。聖西裡爾的破門律在每個講壇上發出雷鳴般的聲音，神聖的建築物和教會的產業回到雅各比派的手中，他們也毫不客氣地享受片刻的勝利和報復。在阿姆魯急迫的召喚之下，他們的教長本傑明從沙漠裡現身，經過第一次晤面以後，持禮甚恭的阿拉伯人很感動地宣稱，從來沒有與比他更純真無私和更年高德劭的基督教教士談過話。歐麥爾的部將從孟斐斯到亞歷山大裡亞的行軍途中，可以相信熱情和心懷感激的埃及人，保證安全不會發生問題。他們努力工作修復道路和橋樑，軍事進展的每個階段，可以依靠他們持續供應糧草和情報。在埃及的希臘人數量並沒有超過土著的十分之一，結果被普遍的叛亂制服：他們在過去受到痛恨，現在他們不再被人畏懼，官吏從法庭逃走，主教也拋棄祭壇，遠處的守備部隊被包圍的群眾襲擊，或是因糧食斷絕而挨餓。要不是尼羅河提供了一條安全的通道直達海洋，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通過他們的出身、語言、職務和宗教，可以聯想到他們有可憎的希臘姓氏。


 (三)亞歷山大裡亞的圍攻和圖書館的毀滅(639—641 A.D.)

希臘人從上埃及的各行省撤退，在三角洲集結起一支實力頗大的兵力，尼羅河的天然和人工渠道為他們提供了一連串的據點，不僅防備森嚴而且有險可守。薩拉森人在22天全面和局部的戰鬥中獲得勝利，花費很大的氣力將前往亞歷山大裡亞的通路清理乾淨。在他們對外征戰的編年史中，圍攻亞歷山大裡亞可能是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冒險行動。全世界第一個商業城市對於維持生存的物資和防衛作戰的工具，可以獲得豐碩的供應和補充，為了維護人權、宗教和繁榮，數量龐大的居民樂於參加戰鬥。土著的敵意也不利於薩拉森人，無法讓他們獲得和平共存和宗教自由的共同利益。海洋的通路還是繼續敞開，要是赫拉克利烏斯預知大禍臨頭，一定會派羅馬和蠻族的生力軍源源不絕地進入港口，拯救帝國第二大城市。該城周長10英里，迫得希臘人分散兵力，何況主動積極的敵人又善於運用策略，但是這個橢圓形廣場的兩邊，分別受到海洋和馬裡略湖的掩護，狹窄的終端所暴露的正面不到10個弗隆。阿拉伯人的努力應該可以完成困難的攻擊，奪取價值極為高昂的獎賞。

歐麥爾從麥地那的寶座把注意力放在營地和城市上，他的談話引起朝野的重視，要把在敘利亞的阿拉伯部落和老兵武裝起來，埃及特殊的名氣和富裕的程度使大家樂於爭取聖戰的功勞。忠誠的土著擔心被東羅馬帝國暴君毀滅或驅逐，奉獻他們全部的力量來為阿姆魯服務。他們拿盟軍作為榜樣，激起好戰精神的火花。莫考卡斯懷著樂觀的希望，情願戰死也要葬身在亞歷山大裡亞的聖約翰大教堂。歐提奇烏斯教長特別提到，薩拉森人的戰鬥具有獅子般的勇氣，被圍部隊每日發起的出擊幾乎都被他們趕回城裡，接著立即對城市的城牆和塔樓發起攻勢。在每一次的作戰行動中，阿姆魯的刀劍和旌旗在穆斯林的前鋒閃爍耀目的光芒。在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奮不顧身的行動使他陷入險境：他的隨從進入要塞被驅離以後，將領跟一個朋友和一個奴隸成為俘虜，落在基督徒的手裡。當阿姆魯被帶到統領的面前時，他仍謹守自己的地位而無視當前的處境，高傲的態度和果斷的語氣，洩露了他是哈里發的部將.一名士兵已經舉起戰斧，目中無人的俘虜眼看就要被砍下頭顱。他的奴隸憑著機智救了他的性命，立刻揮拳打主人的臉，帶著憤怒的聲調要他在長官的面前不可多嘴。輕信的希臘人受騙，願意聽對方所提出的條件，就把俘虜放了回去，希望換來更體面的使者。營地發出歡聲雷動的呼聲迎接將領的歸來，譏笑不信者何其愚蠢。圍攻14個月之後
[336]

 ，薩拉森人雖然損失了2.3萬人，但仍舊佔有上風，喪失鬥志和兵力大減的希臘人只有乘船離去，穆罕默德的旗幟插在埃及首府的城牆上面。阿姆魯向哈里發提出報告：

我已經奪取西方世界這座大城，它的富裕和美麗無法在此一一列舉，只能很簡單地描述大概的情形：整個城市有4000間宮殿、4000座浴場、400所劇院或供消遣的場地，1.2萬間出售蔬菜之類食物的店舖，以及4萬名納貢的猶太人。城鎮完全用軍隊靠著武力攻佔，沒有同意任何條件或簽署投降協定，穆斯林急著要摘取勝利的果實。

教徒領袖用堅定的態度拒絕洗劫全城的要求，命令他的部將要保留亞歷山大裡亞的財富和歲入，以供應公益和傳播宗教之用。居民的數量要清點，繳納的貢金要加重，雅各比派的宗教狂熱和憤恨情緒要加以抑制。降服於阿拉伯人高壓統治之下的東正教徒，只要偷偷而安靜地舉行禮拜活動，倒也可以得到法外施恩。羞辱和災難的信息給身體日益衰弱的皇帝帶來極大的痛苦，赫拉克利烏斯在喪失亞歷山大裡亞7個星期以後死於水腫。
[337]

 他的孫子尚未成年就接位統治，民眾每天賴以生存的食糧中斷而引起暴亂，逼得拜占庭宮廷要著手光復埃及的首府。在4年之內，亞歷山大裡亞的港口碼頭和海防工事，2次被羅馬人的水師和軍隊佔領。英勇的阿姆魯正在應付內部的動亂局面，被從遙遠的的黎波里和努比亞戰事中召回，2次都把進犯的羅馬人擊退。但是熟練的襲擊、重複的羞辱和頑強的抵抗，激怒了阿姆魯，使他發出誓言，如果第三次他把不信者趕下大海，就會讓亞歷山大裡亞像一座妓院，從每個方面都很容易進入。他為了信守諾言就拆除部分的城牆和塔樓，不過城市的民眾受到赦免沒有被懲罰，在勝利的將領阻止部隊進行洩憤屠殺的地點，興建一所取名為「憐憫」的清真寺。

博學的阿布·法拉吉烏斯曾經敘述過亞歷山大裡亞圖書館的悲慘命運，要是我對這件事不發表意見，一定會使讀者感到失望。阿姆魯的性格要比他的弟兄更為好奇和開明，這位阿拉伯的酋長在空閒時喜歡和約翰聊天。約翰是阿摩尼奧斯的最後一位門生，非常努力研究文法和哲學
[338]

 ，獲得「菲洛邦努斯」的綽號。他靠著和阿姆魯的經常交往，大膽地請求蠻族把他們瞧不上眼的禮物送給他，在他來說這可是無價之寶。在亞歷山大裡亞所有被擄掠的物品和財產之中，只有皇家圖書館不曾被征服者視察和封存。阿姆魯很想滿足文法學家的願望，但是他對忠誠的要求極為嚴格，沒有獲得哈里發的同意之前，就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也不願擅自處理。狂熱信徒的無知使歐麥爾做出有名的回答：「如果希臘人的作品符合真主的經書，那就毫無用處，沒有保存的價值；要是內容不一致，就會產生危害，必須加以銷毀。」他的裁決被盲目地服從加以執行，用紙和羊皮抄寫的書籍被分配給全城4000個浴場，數量是如此龐大，貴重的燃料足夠6個月的消耗之用。自從阿布·法拉吉烏斯的作品《王朝》出現一個拉丁文譯本以後，這個故事一直被人引用，每位學者心中都極為憤怒，為古代的知識、藝術和天才遭受無法挽回的摧殘而痛心疾首。

拿我個人來說，對於事實和結果產生強烈的排斥之感，覺得整個事件實在怪異。那位歷史學家也這麼說：「讀了就會大吃一驚!」須知這是一個外鄉人在米底的境內，時間是600年以後，寫出這篇獨一無二的報道，可以用來反駁這個證據的作品，作者是年代更早的兩位埃及基督徒，他們所寫的編年史根本沒有提這件事。其中有一位是歐提奇烏斯教長，他的作品還要更古老，對於亞歷山大裡亞的征戰有詳盡的描述。
[339]

 歐麥爾不近情理的裁示，完全違背了伊斯蘭辯護家所揭櫫的正統聖訓。他們很明確地表示，正義之戰所獲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書籍，一律不得焚燬。歷史學家、詩人、醫師和哲學家所著異教學術的作品，可以合法供信徒使用。
[340]

 穆罕默德最初幾位繼承人可能具有毀滅性更大的宗教狂熱，然而在這個例證裡，大火會因為缺乏可供燃燒的材料而迅速熄滅。

我無法一一簡述亞歷山大裡亞圖書館所遭受的災難，愷撒為了自衛在無意中點燃火焰，也許是基督徒惡毒的偏見要盡量毀滅偶像崇拜的紀念物。然而如果我們從安東尼時代已降到狄奧多西時代，便可以從一大串當時的證人口中獲得實情，托勒密王朝出於求知和炫耀所搜集的40萬冊或70萬冊圖書，早就不在皇宮或塞拉皮斯神廟裡了。教堂和教長的府邸或許用大批存書來表示富有，如果說阿里烏斯和基督一性論者的爭論大量燒燬在公眾浴場
[341]

 ，那麼哲學家會付之一笑，認為終究對人類大有裨益。我為一些更有價值的圖書館隨著羅馬帝國一起毀滅而深感惋惜，但是當我認真地計算了一下消逝的時代、無知的浪費和戰爭的災害時，使我感到驚訝之處是知識財富的累積而不是喪失。很多奇特和有趣的事實被遺忘埋葬，3位偉大的羅馬歷史學家留給我們殘缺不全的作品，我們喪失希臘人很多美好的作品，像是抒情詩、抑揚格的諷刺詩和可以演出的戲劇作品。然而我們應該懷著感激之情牢牢記住，時間和事故的苦難到底還是為我們留下了經典名著，古人一致同意
[342]

 出於第一流的天才，應享受第一等的榮譽。古代知識的教師目前仍舊存在，精讀並比較前輩的作品
[343]

 ，並不認為能從求知的現代人手裡奪走任何重大的真理、任何技藝和自然的發現。


 (四)阿姆魯在埃及的施政作為和富裕的狀況

阿姆魯在埃及的施政作為
[344]

 以平衡司法和行政的需求為目標：人民基於法律所獲得的權益，真主會給予保障；來自聯盟所獲得的好處，在上位的人會盡量維護。當前的征服和拯救造成動亂，科普特人愛好爭執以及阿拉伯人仗恃武力，對行省的安寧極為不利。阿姆魯對於科普特人不惜公開宣稱，黨派傾軋和謊言欺騙將會遭到重罰：把自己憎恨的對象當作敵人來陷害，即使是原告都要接受處分；那些因嫉妒受到傷害和排擠的弟兄，只要真正無辜就會加以擢升。他用宗教和榮譽的動機鼓勵族人要維持地位的尊嚴，溫和與節制的行為會獲得真主和哈里發的愛護。任何一個民族只要接受他們的信仰，就應給予赦免和保護。

他們現在已經獲得勝利，就要使自己滿足於合法和光彩的報酬。他並不贊同用丁稅這種簡單而強迫的方式來催繳巨額的歲入，情願訂出合理和比例得當的稅則，取消各種額外的苛捐雜稅，要使農業和商業獲得正常的利潤。撥發貢金的三分之一作為渠道和運河的年度維修之用，這是公共福利最基礎的工作。肥沃的埃及在他的治理之下使阿拉伯免予饑饉的災禍，成串的駱駝滿載著穀物和糧食，從孟斐斯到麥地那漫長的道路上首尾相接幾無空隙。不過明智的阿姆魯很快恢復了海上運輸，過去的法老王、托勒密國王和愷撒，在這方面都有盤算或建樹。開闢了一條從尼羅河到紅海長達80英里的運河，內陸的航行能夠把地中海與印度洋連接起來，後來因為不能發揮作用而且極為危險，很快遭到廢止。等到政治中樞從麥地那移到大馬士革以後，又擔心希臘的艦隊可以運用這條航線，威脅到阿拉伯人的聖城麥加。
[345]



哈里發歐麥爾對於新的征戰之地，從世人的稱譽和《古蘭經》的傳說中獲得並不完整的認知。他要求部將把法老王的疆域和阿馬萊基特人的狀況，詳盡地對他說明清楚。阿姆魯的回答為這個奇特的國度，描繪出一幅鮮明而生動的圖畫
[346]

 ：

啊!教徒領袖!埃及位於一條碎裂的山脈和一個紅色的沙漠之間，黑色的沃土上面覆蓋著綠色的植被。從賽伊尼到大海的距離騎馬需要1個月的行程。一條大河沿著山谷向下奔流，受到最高神明的祝福，他在黃昏和清晨都休憩其中，隨著太陽和月亮的運行週期而升起或降落。受到上天的安排，每年滋養大地的清泉和水源流淌不息，高漲的尼羅河成為聲勢驚人的激流，衝過埃及的領域，讓人受益無窮的氾濫淹沒廣大的田地，村莊之間的聯繫依賴彩繪的小舟；等到洪水消退，肥沃的淤泥沉積，使得五穀都能茂密地生長。田地滿是黑壓壓的農夫，就像成群辛勞工作的螞蟻，他們雖然生性懶惰，但在工頭的皮鞭之下只有努力幹活，豐碩的收穫使他們分享承諾的成果。他們的希望倒是很少不能兌現，擁有土地的財主不勞而獲，取得小麥、大麥、稻米、豆類、水果和牛只，比起辛勞的農民享用更多的收成。整個國土的外貌依據季節的變化，裝飾著銀色的水波、青蔥的綠地和金黃的穀物。
[347]



然而這種上天賜予的循環和秩序有時還是會受到干擾，征服的第一年，河流發生洪水長期延誤和突然上漲的狀況，成為傳播很廣和極具影響的傳說。他們提到歐麥爾的惻隱之心，禁止用處女作為每年祭河的犧牲
[348]

 ，慍怒的尼羅河毫無動靜地成為一道淺流，等到把哈里發的諭令投入河裡，聽命的尼羅河在一夜之間漲到16肘尺的高度。阿拉伯人對新的征戰推崇不已，使得浪漫的精神受到鼓舞而風行一時。我們從態度最嚴肅的作者所著述的作品中，讀到埃及竟然遍滿2萬個城鎮或村莊
[349]

 ，而且除了希臘人和阿拉伯人被列入估值納稅外，僅僅科普特人就有600萬繳納貢金的臣民
[350]

 ，或是不分男女老幼共有2000萬人，因此每年付給哈里發財政部門的就有3億枚金幣或銀幣。
[351]

 我們根據理性的判斷，對這種過分誇張的說法一定感到吃驚，要是測量適合人類居住地區的範圍，可以更清楚地瞭解真相：這個河谷從北迴歸線到孟斐斯，寬度很少超過12英里，加上表面平坦的三角洲，總面積是2100個平方里格，加起來只有法國總面積的十二分之一。
[352]

 經過精確的計算可以獲得合理的預估，所謂的3億枚金幣的稅收可能是出於抄寫者的錯誤，要是按照現在的歲入來說約為430萬枚金幣，其中有90萬枚消耗在士兵的薪餉上。
[353]

 兩份可信的表格出於現在和12世紀，把可以接受的數目限制在2700個村莊和城鎮。
[354]

 一位法國領事長期居留開羅以後，竟然指出居民的人數包括伊斯蘭教徒、基督徒和猶太人共有400萬人，就人口眾多的埃及來說，這個數目可以令人接受。
[355]




 六、阿拉伯人對阿非利加的入侵和征服(647—709 A.D.)


 (一)阿卜杜勒首次入侵和後續的勝利(647—665 A.D.)

奧斯曼哈里發運用武力的初步企圖是征服阿非利加，獲得從尼羅河直到大西洋的廣大地區。
[356]

 穆罕默德的友伴和部族的酋長都同意這個虔誠的計劃，2萬名阿拉伯人從麥地那出發，獲得教徒領袖的賞賜和祝福。他們與2萬名同胞在孟斐斯的營地會師，把戰事的指揮大權授予阿卜杜勒。他是賽義德的兒子和哈里發的義弟，最近才取代在埃及的征服者和部將。他受到君主的厚愛以及身為哈里發的寵臣所建立的功勳，並不能完全抹去背教者的罪行。阿卜杜勒早年的改信皈依再加上文筆流利，受到推薦擔任重要的工作，負責抄錄《古蘭經》的文頁，結果他背叛被托付的職責，任意篡改經句內容，對自己所造成的錯誤還要加以訕笑，逃到麥加去躲避正義的制裁，把使徒的無知暴露在眾人的面前。等到麥加被征服，他趴伏在穆罕默德的腳下求饒，希望憑著後悔的眼淚和奧斯曼的說項，能在勉為其難的狀況下獲得寬恕。然而先知宣稱，他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猶豫不決，願意讓時間來化解那些宗教狂熱門徒的憤怒，他們原先要用叛教者的血來為他所受的傷害進行報復。過去的背叛行為以及後來能有補救的機會，使得他只能死心塌地為宗教服務，憑著出身和才能在古萊西族人之中晉陞到榮譽的位階。

阿拉伯人是一個重視騎術的民族，阿卜杜勒的名聲響亮，成為作戰最勇敢和技術最高明的騎士。他率領4萬名伊斯蘭教徒，從埃及出發向著西方一無所知的國度進軍。羅馬的軍團可能無法越過黃沙滾滾的巴卡地區，但阿拉伯人有忠誠的駱駝伴隨在身邊，沙漠的土著對地形和氣候十分熟悉的環境毫無畏懼之感。經過艱難和困苦的行軍之後，他們將帳篷安紮在的黎波里城牆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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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濱海的城市與行省同名，逐漸將行省的財富和民眾集中在那裡，目前還在巴爾巴裡的國家當中保持名列第三的地位。一支希臘人的增援部隊在海岸遭到奇襲，被殺得潰不成軍，然而的黎波里的防禦工事擋住了第一次的攻擊.禁衛軍統領格列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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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率大軍迅速接近，薩拉森人只有另做打算，放棄圍城這一極為辛勞的工作，以免受到夾擊的危險，希望用會戰來決一勝負。如果有12萬人馬前來追隨格列高利的陣營，阿非利加人和摩爾人的烏合之眾就會殲滅帝國的正規部隊，這些土著憑實力和數量就能成為主人。格列高利義憤填膺地拒絕《古蘭經》和貢金的選擇，兩軍在幾天之中都奮不顧身地接戰，從清晨一直打到中午，只有在過度的勞累和極為炎熱的狀況下，才在各自的營地裡尋找蔽蔭和恢復體力。格列高利的女兒是個美麗動人和意志堅強的少女，據說追隨在父親的麾下過著戎馬生活。她從小就習於騎馬射箭而且刀法熟練，因武藝高強經常參與第一線的戰鬥而名聞遐邇。她以自己的婚約為懸賞，加上10萬枚金幣要收購阿拉伯主將的頭顱，阿非利加的青年受到激勵，想要贏得光榮的獎品。阿卜杜勒在他的弟兄苦苦哀求之下，本人不得不從戰場退出。薩拉森人的士氣因主將的撤離而受到打擊，雙方進行勢均力敵的搏鬥，無法分出勝負。

有位出身高貴的阿拉伯人，後來成為阿里的敵手和哈里發的父親。祖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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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及以英勇出名，是第一位率先從雲梯登上巴比倫城牆的戰將。在阿非利加戰爭中，他從阿卜杜勒的麾下分遣出去獨當一面。接到會戰的消息後，祖貝爾帶著12個同伴抄近路穿越希臘人的營地，強行通過以後，既沒有進食也不休息，立刻參加戰鬥分擔弟兄們所面臨的危險。他的眼光掃過戰場說道：「我們的將領在哪裡？」「在他的帳篷裡面。」「難道穆斯林的將領拿帳篷當成作戰的崗位？」阿卜杜勒為過於重視自己的生命而感到羞愧，羅馬統領以賞金作為誘惑好讓大家賣命。祖貝爾說道：「對於不信者這種卑劣的行為，大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現在要各隊列傳話下去，取得格列高利的頭顱除了可以獲得他那被俘的女兒，此外還給予10萬枚金幣的獎賞。」

祖貝爾鼓舞著士氣，哈里發的部將把自己的策略交給他執行，就當前長期鬥爭獲得的平衡來看，態勢的發展對薩拉森人相當有利。阿拉伯人靠著不斷的運動加上巧妙的掩飾，以彌補兵員的不足，把部分兵力藏在帳篷裡，其餘的部隊與敵人進行非正規的前哨戰，並且盡量拖延時間，直到太陽高掛在天頂。陣線的兩翼逐漸顯出腳步蹣跚的疲態向後退走，他們的馬匹像是失去了控制，武器都垂在兩側舉不起來，敵對的民族像是準備乘夜間恢復疲勞，等到明天再接戰。突然之間傳出衝鋒的聲音，阿拉伯人營地湧出一群精力充沛和英勇過人的戰士，希臘人和阿非利加人漫長的戰線，被信徒新投入的特遣部隊襲擊，在宗教狂熱者看來，就像天兵天將從天而降，對方在措手不及的狀況下敗得潰不成軍。統領被祖貝爾親手所殺，他的女兒想要報仇決一死戰，也受到包圍成為俘虜。逃走的人員也為一個名叫蘇費土拉的城鎮帶來災難，他們想在那裡避過阿拉伯人的追殺。

蘇費土拉位於迦太基南方約150英里，建在很平緩的斜坡上，有一條奔騰的溪流供應所需的用水，四周都是綠樹成蔭的杜松，它的遺跡有一座凱旋門、一個柱廊和三座科林多式柱型的廟宇，激起前來參訪的人的好奇心，難免要讚譽羅馬人的偉大成就。這座富裕的城市失陷以後，省民和蠻族懇求征服者在各方面都要大發慈悲。貢金的提供或是信仰的皈依，能使他們勝利的虛榮和宗教的狂熱獲得滿足，但是人員的損失和疲乏以及時疫的流行，使他們無法建立實質上的統治。薩拉森人在打完一場歷時15個月的戰役之後，帶著阿非利加遠征所獲得的俘虜和財富，班師撤回埃及的國境。哈里發應得的五分之一擄獲物，全部賜給一名寵臣，名義上支付的金額是50萬枚金幣。這種令人失望的處理方式難免會引起不滿，因為在分配戰利品時，每個步卒不過是1000枚金幣，騎兵是3000枚金幣。祖貝爾是殺死格列高利的功臣，應該有權獲得最貴重的勝利獎賞，但他保持沉默好像自己已經在戰場陣亡。直到統領的女兒看到他而流淚和喊叫，驍勇善戰的士兵才顯現出男子漢氣概和謙讓的態度。這位不幸的處女成為女奴，幾乎被殺害她父親的兇手拒絕。祖貝爾很冷靜地宣稱，他的劍非常神聖，完全用來為宗教服務，戰陣的辛勞所獲得的賞賜，遠遠超過凡間美女的誘惑或短暫塵世的財富。只有一種報酬適合他的天性，就是有幸向奧斯曼哈里發報告這次成功的用兵。他的軍中同伴、酋長和民眾都聚集在麥地那的清真寺，聽取祖貝爾極其有趣的描述。演說家絕口不提自己的建議和行動所建立的功勳，以至阿拉伯人將阿卜杜勒的英雄行徑與哈立德和阿姆魯相媲美。


 (二)薩拉森人的發展狀況和凱羅安的建立(665—689 A.D.)

薩拉森人對西部的征服延後了將近20年，直到倭馬亞王朝建立、平息內部的爭執為止，阿非利加人向穆阿維亞哈里發提出呼籲，請求他親自前往解救他們。赫拉克利烏斯的繼承人知道阿非利加人要遵照條約規定，向阿拉伯人繳納貢金，但是對他們的不幸非但沒有憐憫和援助之心，反而要阿非利加人如數奉上等值的罰鍰，現在變成要繳納雙倍的貢金。拜占庭的大臣對貧窮和衰頹的怨言充耳不聞，阿非利加人處於絕望之境，寧願只受一位主子的統治。迦太基教長被授予民政和軍事大權，卻只知道一味地壓迫勒索，使得羅馬行省的各教派甚至於正統教徒棄絕暴君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統治權威。

穆阿維亞派出的第一位部將獲得了應有的名聲，他攻佔了一座重要的城池，擊敗希臘人一支3萬人的軍隊，擄走8萬名俘虜，獲得的戰利品極為豐厚，使敘利亞和埃及的大膽亡命之徒都發了一筆橫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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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要是按照更為公正的說法，他的後任阿克巴才真正得到了阿非利加征服者的頭銜。阿克巴率領1萬名最剽悍的阿拉伯人，離開大馬士革向西方進軍，由於數以千計的蠻族加入，穆斯林的兵力在數量上增加很多，這些蠻族雖然已經改宗皈依，但是能否給予他幫助還是未知之數。要想詳盡追述阿克巴的行進路線，不僅困難也沒有必要。東方人用虛構的軍隊和想像中的城堡，把內陸地區形容得人多勢眾。在扎布或努米底亞這個戰事頻仍的行省，8萬名土著全副武裝集結起來，但是提到市鎮的數量有360個，從當時對農業的無知或衰敗來看，這根本是自相矛盾的事。

埃爾貝或蘭伯撒的遺跡是內陸地區的古老城市，據說周長有3個裡格，諸如此類的狀況已經無法證實。接近海岸地區的眾所周知的城市像是布吉亞和丹吉爾\，把薩拉森人的勝利限制在更確定的範圍之內。殘餘的貿易活動仍舊依靠布吉亞極為便利的港口，在商業更為繁榮的時代，據說此地有2萬家住戶，從鄰近的山區可以挖到產量豐富的鐵礦，應該能夠將防禦的器械供應給更勇敢的民族。廷吉或丹吉爾的位置偏遠，在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的神話中被修飾得猶如仙境，因而在古代享有盛名。尤其是阿拉伯人將其比擬成實力和富裕的象徵，說是用銅鑄成一道城牆，房屋蓋著金瓦和銀瓦。毛裡塔尼亞·廷吉塔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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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省採用首府的名字，羅馬人對這個地區的瞭解還不夠深入，前來定居墾殖的狀況並不理想，只有5個殖民地局限在狹小的範圍之內。位於稍南方的部分除了那些供應奢侈品的代理人，就很少有人前去探測，他們要進入森林去搜尋象牙和香櫞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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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為了提煉紫色染料的貝類而前往大洋的海岸。

膽大包天的阿克巴深入這個國度的腹地，越過未知的荒野，使追隨他的後來者在此建立起菲茲和摩洛哥華麗宏偉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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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終於到達大西洋和大沙漠的邊緣。蘇斯河從阿特拉斯山的西側流下，這裡的土地就像尼羅河地區一樣的肥沃，鄰近的國土是加那利群島或稱幸運群島，位於大洋之中，需要航行一段相當長的距離。最後一支摩爾人居住在蘇斯河的兩岸，這是一個未開化的野蠻部落，不知法規、紀律和宗教為何物。東方的武器帶來無法抗拒的恐懼，他們從未見過，為此感到極為驚駭。由於他們沒有金和銀，只有美麗的女性是最值錢的戰利品，被擄掠以後有些可賣到1000枚金幣的高價。

阿克巴展望無邊無際的大洋，他的冒險事業受到了阻礙，並不是欠缺宗教的信心。他策馬衝入波濤之中，仰望上天，發出狂熱教徒的豪語：「偉大的真主，如果不是海洋擋在前面，我還會繼續前進，到達西方不知名的王國，讓他們知道世上只有唯一的聖名，除了真主不可敬拜任何神明，凡是反抗、不從命的民族，我會用劍懲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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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位伊斯蘭教的亞歷山大，對著新世界發出感歎之聲，卻沒有能力保持現有的征戰成果。希臘人和阿非利加人發生叛亂，他從大西洋的海岸被召回，受到優勢敵軍包圍，戰到最後一人，使他死得其所，最後的場面可以表現出民族精神，使他顯得更為崇高偉大。有位野心勃勃的酋長曾經和他發生爭執，後來在作戰中失利被擒，被當作俘虜牽進阿拉伯將領的營地。暴亂分子們相信這個酋長一定心懷不滿想要報復，他卻藐視他們的提議並且揭露他們的企圖。在這生死一瞬之際，感激的阿克巴將這位酋長的腳鐐打開，勸他趕快退回去。酋長的選擇是要死在對手的旗幟之下，他們像朋友和殉教者那樣盡釋前嫌，然後拔出彎刀要奮戰到底，直到最後酋長被殺死在陣亡同胞的身邊。祖赫爾是第三位將領或阿非利加的總督，要為前任報仇，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他在多次會戰中擊敗了很多民族。君士坦丁堡派遣一支實力強大的軍隊前來解救迦太基，他前往迎戰，結果全軍覆沒。

摩爾人的部落習以為常的事是參加入侵者的行動，分享搶劫的成果，公開皈依他們的信仰。但等到伊斯蘭教徒第一次撤離或失利以後，他們立刻反叛，以保持獨立自主和偶像崇拜的野蠻狀況。謹慎的阿克巴建議在阿非利加的腹地成立一個阿拉伯人殖民地，堅固的城堡可以抑制蠻族的不穩和善變，一旦發生戰爭，也可以確保有一個避難的地點，以保護薩拉森人的家庭和財產。基於這種觀點，伊斯蘭教紀元第50年他建立了殖民地，取了「凱羅安」這個普通的名字，像是用來作為商隊的驛站。目前此地雖然已經式微，但在突尼斯王國還是保持著第二把交椅，位於內陸，在都城的南邊約5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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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邊到海有12英里，可以保護突尼斯不受希臘和西西里艦隊的侵襲。當野獸和毒蛇被清除殆盡，森林和荒野也都清理乾淨，在一塊沙質平原上發現了羅馬市鎮的遺跡。在重新興建起來的凱羅安，可供食用的穀類和蔬菜要從遠處運來，缺乏水源使居民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把供應不穩定的降雨收集在水槽和儲水池裡。

阿克巴用辛勞的工作來克服這些障礙，他設計了周長有3600步的水庫，在它的四周砌了一道磚牆將之團團圍住，總督的府邸在五年的時間裡環繞相當數量的私人住宅，一座寬敞的清真寺所用的支撐是500根花崗岩、斑岩和努米底亞大理石的石柱，凱羅安成為帝國的政治中樞和學術重鎮。但是這些都是後來時代的光榮事跡，阿克巴和祖赫爾相繼敗北，使新的殖民地搖搖欲墜，阿拉伯君主政體的內爭再度使遠征西方的行動為之中斷。驍勇的祖貝爾有子承父業，維持12年的戰爭，為了對抗倭馬亞王朝，進行了一次長達7個月的圍攻作戰。阿卜杜勒據說兼有獅子的兇猛和狐狸的狡猾，但是即使他能遺傳父親的英勇氣勢，論及慷慨豪邁的風範還是不如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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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迦太基的攻佔和阿非利加最後的征戰(692—709 A.D.)

國內恢復和平的局面，使得哈里發阿卜杜勒馬立克再度發起阿非利加的征服行動，此任務被授予埃及總督哈桑，用王國的歲入供應一支4萬人馬的大軍，從事這項重要的神聖工作。戰爭變化難測，薩拉森人在內陸行省互有勝負。不過濱海地區始終掌握在希臘人的手裡，哈桑的前任顧慮到迦太基的名聲和工事，防守部隊獲得增援，主要來自逃離卡貝斯和的黎波里的難民和流亡人員。哈桑的用兵更為大膽而且運氣甚佳，攻佔和洗劫了阿非利加的城市區域。提到雲梯的運用證實他對突擊抱著懷疑的態度，預期的手段還是採用正常的圍攻，作戰的時間會拖延甚久。然而等到基督徒的援軍出現，征服者一廂情願的想法立即成為泡影。身居統領和大公的約翰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知名將領，率領東部帝國的大軍在君士坦丁堡上船，會合西西里的戰船和士兵，以及一支戰力強大的哥特人增援部隊，西班牙王國之所以提供兵力是出於恐懼和宗教因素。聯軍憑著海上戰力的優勢，衝破防衛海港入口的鐵鏈，阿拉伯人退到凱羅安或是的黎波里。基督徒開始登陸，市民高舉十字架的旗幟，整個冬季毫無進展，沉醉在勝利或拯救的美夢之中。

阿非利加無可挽回地淪陷了：狂熱的教徒領袖感到異常憤怒
[367]

 ，準備在翌年春天用水陸並進的方式運來更多的部隊，這回換成大公被迫要從迦太基的據點和工事裡撤走。在尤蒂卡的近郊發生了第二次會戰，希臘人和哥特人再度敗北。他們的營地被對方包圍，但是防壁薄弱無法發揮效用，他們突圍而出，及時登船離開，免得喪生在哈桑的刀下。殘留的迦太基面臨的下場還是在烈焰中化為焦土，狄多
[368]

 和愷撒的殖民地荒蕪破敗已有200多年，等到法蒂瑪王朝第一任哈里發在位，有一部分老城區面積還不到原有的二十分之一，重新成為人煙聚集的區域。西方世界位居第二位的都城在16世紀初葉，所見的景像是一座清真寺和一所沒有學生的學院，25家或30家店舖，500多名農民所居住的木屋，他們陷入極為可憐的赤貧困境，展現當年布匿戰爭議員的傲慢所產生的結果。毫無價值的村莊也被西班牙人完全毀滅，查理五世將它們配置在戈勒塔的堡壘四周。迦太基的廢墟都已消失不見，要不是一條供水渠道還剩下若干殘破的拱門，可以引導前來憑弔古跡的旅客，任何痕跡都無法找到。

希臘人已經被趕走，不過阿拉伯人還不能算是迦太基地區的主人。內陸行省的摩爾人或柏柏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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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期愷撒的壓迫下是何等的衰弱不振，對於拜占庭的君王又是何等的強硬不屈，現在遭受穆罕默德繼承人的宗教和權勢的威脅，維持著混亂毫無秩序的反抗。他們的女王卡赫娜高舉起義的旗幟，獨立的部落獲得相當程度的合作和紀律。摩爾人對於女性的尊敬在於她們具有女先知的身份，抱著與對方相同的宗教狂熱攻擊侵略者。哈桑的老兵隊伍並不適合在阿非利加進行守勢作戰，一個世代的征戰成果在一天之內喪失殆盡。阿拉伯的酋長被這股洪流擊潰，退回埃及的國境之內，等待了5年之久才獲得哈里發所應許的援軍。薩拉森人撤走以後，勝利的女先知召集摩爾人的酋長舉行會議，提出一個非常奇特和野蠻的政策。她說道：

我們的城市和城裡聚集的金銀，長久以來吸引阿拉伯人動武掠奪。我們不願據有這些無用的金屬，地上最簡單的產物就會使我們得到滿足。讓我們摧毀這些城市，連同帶來禍害的財富一起埋葬在廢墟之中。缺乏足以引起敵人貪婪的誘惑，或許他們就不會來打擾一個好戰民族的安寧。

這個意見被毫無異議地歡呼接受。從丹吉爾到的黎波里，建築物或至少是各種工事堡壘都被拆除推倒，果樹被砍伐一空，耕種維生的工具全部毀棄，土地肥沃和人口稠密的田園變成一片荒漠。就是較為近代的歷史學家，對於祖先的繁榮和當前的荒蕪所留下的痕跡之間那極大的差異，現在仍舊可以辨識。以上是現代阿拉伯人所抱持的說法，然而我感到極其可疑，他們對於古代的狀況根本沒有概念，喜歡說些無稽之言，頌揚野蠻的哲學成為流行之事，300年來的災難起於多納圖斯派和汪達爾人首先產生的暴怒，他們卻全部描述為當地部族自動自發的行為。卡赫娜的叛亂在發展的過程中，當然會造成破壞的行動，等到這些城市警覺到會遭到毀滅，不僅感到極為恐懼也會覺得疏離，畢竟他們曾不情不願地屈服於她那種毫無意義的束縛。他們對回歸到拜占庭的統治不抱任何希望，也許沒有意願。他們處於當前的奴役狀況，並不會因公平正義的利益獲得慰藉。就是信仰最虔誠的正統教派，也寧願接受《古蘭經》並不完美的真理，總比摩爾人盲目和粗俗的偶像崇拜要好得多。

薩拉森人的將領再度接受「行省救星」的稱呼，文明社會的友人採取陰謀行動對付當地的蠻族，摩爾人的女先知在第一場會戰中被殺。在她的迷信和帝國上面建立的政府組織，缺乏穩固的基礎，很快被推翻。在哈桑的繼承人統治之下，叛亂死灰復燃，穆薩和他的兩個兒子採取積極的行動，叛亂終於完全撲滅。叛徒的數量是如此眾多，勝利者竟敢宣稱獲得30萬名俘虜，呈送給哈里發的五分之一是6萬人，全部出售後所得資金充做公眾福利之用。3萬名蠻族青年被分配到部隊中服役，穆薩全力投入虔誠的宗教工作，諄諄教誨《古蘭經》的認知和踐行，使阿非利加人習慣於服從真主的使徒和教徒領袖。摩爾人逐水草而居，生長的環境和部族的組織、飲食的方式和居住的狀況，與沙漠裡的貝都因人幾乎完全一致。他們連同宗教在內，很驕傲地採用阿拉伯人的語言、姓氏和出身。外來人士和當地土著的血統逐漸混雜，從幼發拉底河到大西洋，像是同一個民族散佈在亞洲和非洲的沙質平原。然而我並不願否認，為數達5萬個帳篷的純種阿拉伯人在遷徙，越過尼羅河，散佈在利比亞沙漠；我也不是不知道還有5個摩爾人的部落，仍舊保留野蠻人使用的語彙，獲得白種阿非利加人的稱呼和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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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西班牙的攻略和哥特王國的覆滅(709—714 A.D.)


 (一)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的起因和當時的狀況(709 A.D.)

分別從北方和南方發起的征戰行動，使哥特人和薩拉森人在歐洲和非洲的邊界上遭遇。就薩拉森人的意見而論，宗教信仰的不同是敵對和戰爭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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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奧斯曼當政時，像海盜一樣搶劫的分遣艦隊蹂躪著安達盧西亞
[372]

 的海岸，同時他們也不會忘記哥特援軍前來解救迦太基一事。那個時代如同今日，西班牙國王據有休達的城堡，形成「赫拉克勒斯之柱」的一根支撐，與歐洲的支柱或尖岬隔著狹窄的海峽遙遙相對。阿拉伯人在阿非利加的戰事仍未取得毛裡塔尼亞這一小部分領土，但穆薩在獲勝之後過於傲慢，哥特將領朱利安伯爵保持高度的警覺和勇氣，將他從休達的城牆前面擊退。穆薩陷入失望和困惑之中，但基督徒首長送來未曾預料的信息使他感到喜出望外，說是願意提供地方、人員和武器給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懇求他們的軍隊侵入西班牙的內陸，好為受到侮辱的名譽復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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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們探索朱利安之所以背叛的原因，西班牙人會一再提到流傳不已的故事，說他的女兒卡瓦是處女，受到君主的誘騙或姦淫，她的父親渴望報復，甚至犧牲自己的宗教和國家亦在所不惜。君王的激情經常會胡作非為，帶來毀滅的後果，但是這種眾所周知的情節，本身帶有浪漫的氣氛，卻很難找到客觀的證據來支持發生的事實。西班牙的歷史會令人聯想到某些利益和政策的動機，倒是很合於一個老奸巨猾的政客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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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提扎去世或退位以後，兩個兒子受到羅德裡克的排擠被取而代之。羅德裡克是野心勃勃的哥特貴族，他的父親是行省的總督或公爵，在前朝的暴政中失勢成為犧牲品。君主政體仍舊運用選舉的方式，威提扎的兒子接受登上寶座的教育，現在卻處於平民的地位，因此感到無法忍受。兩兄弟的憤恨會帶來危險，因為欺瞞成性的宮廷對這種狀況要加以掩飾。他們的追隨者想要獲得好處和承諾，就要激起一場革命。而且他們的叔父歐帕斯是托萊多和塞維爾的總主教，不僅在教會居於首位，就是在整個國家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發生了一次沒有成功的黨派傾軋和密謀活動後，朱利安很可能涉入不榮譽的事件當中，他在新的朝代不僅喪失希望而且面臨更大的恐懼。羅德裡克和他的家庭所遭受的傷害，等到他登基成為國王后，以他那種魯莽的個性，不會忘記更不會寬恕。

朱利安伯爵的功勳和影響力，使他成為一個作用關鍵和勢力強大的臣民，他有廣大的田產、為數甚眾且膽大妄為的追隨者，更為重要的是手下擔任著安達盧西亞人和毛裡塔尼亞人的指揮官，等於把西班牙王國的鎖鑰掌握在他的手裡。不過，單是靠手上這些武力要與他的君王對抗還顯得太薄弱，還要尋求國外勢力的幫助。他用輕率的態度邀請摩爾人和阿拉伯人出兵，給西班牙帶來長達800年的禍害。在他的信件或私人會晤中，他把國家的財富和虛弱輕易地洩露出去，君王的弱點是不得民心，嬌柔的民族不斷墮落。

哥特人不再是那個百戰百勝的蠻族，過去他們使羅馬的驕傲有所收斂，掠走許多國家的王后，從多瑙河一直打到大西洋如入無人之境。比利牛斯山使得他們與世界隔絕，阿拉裡克的繼承人在長期的和平環境裡酣睡，城市的城牆倒塌在灰塵之中，年輕人不再練習各種武藝，仗著古老名聲用傲慢態度進入戰場，侵略者第一次攻擊使他們原形畢露。首戰即輕易成功，產生重大的後果，激起薩拉森人的雄心壯志，但要獲得教徒領袖的首肯才能繼續任務。他的信差帶來瓦立德的批示，可以併吞西方未知底細的王國，納入哈里發的宗教和統治之下。穆薩在丹吉爾的住所進行秘密和小心的通信聯繫，加緊各項準備工作；謀叛者的懊悔為欺騙的保證所安撫，穆薩說他滿足於光榮的戰績和豐富的戰利品，沒有意願越過分隔非洲和歐洲的海洋，到對岸去建立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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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阿拉伯人的登陸行動和進軍過程(710—711 A.D.)

穆薩對位於國外土地上的叛徒和不信者，在肯定他們會遵守信用而投入己方的大軍之前，先進行危險性較小的試驗，可以得知他們的力量和真實的狀況。100名阿拉伯人和400名阿非利加人，從丹吉爾或休達乘坐4艘船渡海，他們下船的地點在海峽對面的海岸，特別用塔裡夫酋長的名字來為這個地方命名，在歷史上值得紀念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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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伊斯蘭教紀元91年的齋月，或是愷撒征服西班牙的紀元748年7月
[377]

 或基督紀元710年7月。他們從下船的位置行軍18英里，通過一個多山的地區到達朱利安的城堡和市鎮
[378]

 ，並且將這個地方叫作綠島(現在仍然稱為阿爾及澤爾Algezire)，經由一個綠油油的海岬到達海邊。他們受到友善的接待，很多基督徒參加他們的陣營，他們侵入生活富裕而又毫無防衛的行省，獲得極為豐碩的戰利品，還能夠安全歸去。這些狀況在軍中袍澤之間傳播開來，成為獲得勝利的最佳預兆。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5000名老兵和志願軍在塔裡克的指揮下上船，他是一位英勇過人而且戰技精湛的戰士，表現之佳已超過酋長的期望，忠實的盟友費盡心血供應所需的運輸工具。薩拉森人在「歐洲之柱」或「歐洲之岬」登陸(公元711年4月)
[379]

 ，後來以訛傳訛地成為耳熟能詳的名字直布羅陀，要是按照阿拉伯文的原意是「塔裡克山」。這個營地有一道壕溝，成為要塞最早的外圍輪廓，後來落入我們同胞的手裡，可以用來抵抗波旁王朝的詐術和權勢。鄰近的總督將阿拉伯人的襲擊和進軍向托萊多宮廷提出報告，羅德裡克命令他的部將伊迪可前去追捕這些無法無天的異鄉人，戰敗的消息傳來，使他得到警告知道局勢的嚴重。哥特王國的公爵和伯爵、主教和貴族接獲皇家下達的召集命令，率領他們的追隨者開始集結兵力。

根據一位阿拉伯歷史學家的看法，羅德裡克的頭銜是羅馬國王，理由是西班牙各個民族之間，無論是語言、宗教還是生活習慣都極為類似。羅德裡克的兵力全部約有9萬到10萬人，戰力極為強大，使得敵軍根本難以抗拒，前提是他們的忠誠和紀律要能與數量相配。塔裡克的部隊已經增加到1.2萬名薩拉森人，但朱利安發揮影響力，吸引了很多對羅德裡克不滿的基督徒，還有成群的阿非利加人抱著貪婪的心理，要嘗試《古蘭經》在塵世的福氣。加的斯附近有個稱為澤裡斯的小鎮
[380]

 ，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為這裡的一場會戰決定了王國的命運(公元711年7月19—26日)。注入海灣的溪流名叫瓜達雷提河，將兩軍的營地分開，非常特別之處是連續進行3天的前哨戰鬥，雙方旋進旋退而且傷亡甚重。兩軍到了第四天發起更為慘烈的決戰，阿拉裡克要是看到這種不成器的繼承人，一定會感到羞恥而無地自容：羅德裡克的頭上戴著珍珠的冠冕，身穿金線和絲繡的飄逸長袍，躺在舁床或象牙裝飾的車上，由兩匹白色的騾子拖曳。

雖然薩拉森人的作戰極為英勇，但在優勢敵軍的壓迫下感到意志消沉，澤裡斯平原上散佈著1.6萬名陣亡者的屍首。塔裡克對還活著的同伴說道：「弟兄們!前面是敵人而後面是大海，我們能逃到哪裡去？跟隨你們的將領前進!我的決定是奮戰到底，不是光榮地陣亡，就是將羅馬國王踩在我們的腳下。」除了決定負隅一戰，他對朱利安伯爵非常有信心，因為伯爵與威提扎的兒子和弟弟建立了秘密的通信和夜間的會晤。兩位王子和托萊多的總主教佔領了最重要的陣地，及時的叛變使基督徒的列陣出現裂口，每位武士產生了畏懼和疑惑的心理，要考慮本身的安全，哥特軍隊的剩餘人員在連續3天的逃走和追擊中，不是星散就是遭到毀滅的命運。羅德裡克在秩序大亂的狀況下，趕緊離開乘坐的車輛，騎上腳程最快的駿馬奧雷利亞。他想要逃避士兵取他性命的刀斧，反而更加羞辱地葬身在波提斯河或瓜達爾基維爾河。發現他的冠冕、衣袍和坐騎散佈在河岸，哥特君王的屍體已經消失在波濤之中。

哈里發出於驕傲和無知，對於地位較低者的頭顱仍然感到滿意，為了軍事的凱旋而將頭顱展示在大馬士革皇宮的前面。這位勇氣百倍的阿拉伯歷史學家繼續說道：「那些從戰場上退卻的君王，就會遭到這種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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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伯爵深陷罪行和羞恥之中，唯一的希望是覆滅整個國家。澤裡斯會戰以後，他向勝利的薩拉森人提出最有效的行動方案：

哥特國王被殺，王子在你們的面前逃走，軍隊已經潰敗，整個國家陷入驚慌失惜的形勢中。只要有足夠的分遣部隊，就可以確保征服貝提卡地區的城市。但是要趁著基督徒分心之際，來不及也無法平靜下來選出新的國君前，毫不耽擱地親自向皇都托萊多進軍。

塔裡克聽從他的建議。有一名羅馬戰俘和改信者，後來由哈里發親授公民權，率領700名騎兵突擊科爾多瓦。他游過河流，對市鎮發起奇襲，基督徒被趕進大教堂，在那裡負隅頑抗達3個月之久。另外一支分遣部隊蕩平貝提卡的濱海地區，等到摩爾人的權勢衰亡到了末期，這個狹窄的空間構成人口眾多的格林那達王國。塔裡克從波提斯河向塔古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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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軍，直接越過分隔安達盧西亞和卡斯蒂利亞的莫雷納山脈，然後辛領軍隊出現在托萊多的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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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城門還在關閉的狀況，最虔誠的正統基督徒已帶著聖徒的遺骸逃走。勝利者同意簽署一紙公正合理的投降條約：自願的流亡人士在離開時允許攜帶他們的財產；七座教堂撥給基督徒作為禮拜之用；總主教和教士可以自由履行他們的聖職；僧侶可以從事或放棄他們的苦修；哥特人和羅馬人對所有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可以運用他們的法律和官員保留次級審判權。然而要是塔裡克的公正可以保護基督徒，那麼他的感激和政策主要是用來酬庸猶太人，由於他們在暗中或公開的協助，使他能夠唾手獲得最重要的城市，在這方面他對猶太人更是虧欠良多。

西班牙的國王和宗教會議對他們的迫害真是罄竹難書，經常要他們在放逐和受洗這兩條路中做一選擇，使得被社會棄絕的民族要抓住報復的機會。比較過去和現在所遭遇的狀況，就是確保忠誠最好的誓詞。摩西和穆罕默德的門徒之間的聯盟，一直維持到他們全面遭到驅逐的最後時刻。從托萊多的皇室政治中樞，阿拉伯人的領袖向北擴展他的征服範圍，把現在卡斯蒂利亞和里昂的領域都包括在內。但是沒有必要列舉在他接近時屈服的城市，或者再度敘述「翡翠之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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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跡：羅馬人在東方將它當成掠奪物搶走，哥特人在羅馬將它當成戰利品據為己有，最後被阿拉伯人將它當成禮物送給大馬士革的哈里發。越過奧斯圖裡安山脈後，濱海的城鎮吉洪成為穆薩的部將前進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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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旅客的速度實施勝利的行軍，從直布羅陀的山巖到比斯開灣的距離是700英里。陸地的盡頭逼得他只有撤退，受到召喚趕回托萊多，要為自己僭越的行為提出辯解，為何趁著將領沒有親臨就要征服一個王國。

西班牙在更為野蠻和混亂的情況下，抗拒羅馬人的武力達200年之久，竟然在幾個月之內就被薩拉森人佔領，非常急切地降服和簽訂條約，從記載得知只有科爾多瓦的總督是唯一的沒有提出條件頑抗到底軍政首長，最後成為俘虜落到敵人手裡。哥特人的統治在澤裡斯的戰場獲得最終的判決，在整個國家懷憂喪志的狀況下，王國的每個部分都拒絕再與敵手鬥爭，因為整體的聯合力量已經被阿拉伯人擊潰，何況連續兩個季節的饑饉和瘟疫，早已將他們的實力消耗得所剩無幾。有些總督急著要投降，在受到圍攻時誇大收集糧食的困難。為了解除基督徒的武裝，迷信同樣可以發揮最大的恐懼作用，狡猾的阿拉伯人鼓勵有關夢境、徵兆和預言的傳聞，以及闖進皇宮一個房間時發現西班牙征服者命中注定的畫像。然而烈焰的一個火花還是繼續存在，有些絕不妥協的流亡人員，情願在奧斯圖裡安的山谷過著貧窮而自由的生活，強壯的山地人擊退哈里發的奴隸，貝拉基烏斯的寶劍變成正統基督徒國王的權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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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穆薩征服西班牙及失勢被黜的本末(712—714 A.D.)

穆薩在獲得迅速成功的消息以後，竟然自貶身份把對部將的讚許變成嫉妒，不是抱怨，而是開始害怕塔裡克不讓他有一試身手的機會。他率領1萬名阿拉伯人和8000名阿非利加人，直接從毛裡塔尼亞渡海前往西班牙。他的同伴中以古萊西族最尊貴的人物居首位，把長子留下負責阿非利加的軍事指揮，另外3名較年幼的兄弟憑著他們的年齡和精神，可以支持父親最大膽的冒險事業。穆薩在阿爾及澤爾登陸以後，接受朱利安伯爵極為尊敬的款待。伯爵抑制內心的悔恨，用言語和行動向他證實，阿拉伯人的勝利不會損害到依附他完成大業的決心。仍然有些殘留的敵人需要穆薩用武力來平定：哥特人之所以遲遲不願改變態度，是將自己的兵力和侵略者相比的緣故；有些城市認為塔裡克拒絕向他們進軍，是顧慮到他們的城池堅固無法攻陷的緣故；最勇敢的愛國志士還在守衛塞維爾和梅裡達的城防工事。穆薩不辭勞苦地繼續圍攻和佔領這些城市，將營地從波提斯河轉移到阿納斯河，再從瓜達爾基維爾河搬遷到瓜迪亞納河。

當他在琉息太尼亞的古老都會區，看到羅馬人極為雄偉的工程，諸如橋樑、供水渠道、凱旋門和劇院，於是向4位同伴說道：「我認為人類在建造這個城市的時候，已經將藝術和能力做出完美的結合，誰要是能成為它的主人一定感到極為高興。」他盼望能獲得令人愉悅的結局，然而埃梅裡坦人自認他們的祖先淵源於奧古斯都的軍團老兵，為了維護家族的榮譽，在這種狀況下要堅持絕不妥協的立場。他們不願躲在城牆裡任由敵人攻打，決定要在平原與阿拉伯人堂堂正正地展開會戰。但阿拉伯人拿採石場或是城市廢墟做掩蔽，一支伏兵從裡面突然衝殺出來，不僅懲罰他們出戰的不智行動，也將他們的退路切斷。推動攻城的木塔直抵防壁的牆腳，但是梅裡達的防禦作戰曠日持久，獲得「殉教之堡」的稱呼，證明穆斯林的傷亡極為慘重，堅忍不拔的被圍城市最後還是屈服於饑饉和絕望。謹慎的勝利者用仁慈和欽佩來掩飾心焦如焚的窘狀，允許他們選擇流亡放逐或繳納貢金，教堂按數量由兩個宗教平分。凡在圍城中陣亡和撤退到加利西亞的人，他們遺留的財產充公，作為伊斯蘭信徒的報酬。

穆薩在梅裡達到托萊多的半途，身為部將的塔裡克向哈里發的代理人致敬，引導他前往哥特國王的宮殿。他們舉行首次會談，態度冷淡而且正式，穆薩要求將西班牙的財富列出一份詳盡的清單，這樣一來使塔裡克的人格受到懷疑和羞辱。這位英雄人物被穆薩囚禁和辱罵，甚至在親自動手或指使之下，對他施與極為可恥的鞭笞。然而最早期的穆斯林，紀律是如此的嚴格，信仰是如此的純真，習性是如此的馴服，塔裡克接受公開的侮辱以後，還是在穆薩的手下服務，受到重用去攻打塔拉戈尼斯行省。古萊西人的慷慨作風使他們在薩拉戈薩興建一座清真寺，巴塞羅納的港口被開放給敘利亞的船隻，哥特人被趕過比利牛斯山回到塞普提馬尼亞或朗格多克的高盧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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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薩在卡爾卡松的聖瑪利亞大教堂，發現了7尊大塊純銀製作的騎馬雕像，至於要說他將這些值錢的寶物留下，似乎是無法令人相信的事。他從遠征的極限也就是納博訥的圓柱，沿著來時的路徑回到加利西亞和琉息太尼亞濱臨大洋的海岸。在父親離開的這段期間，他的兒子阿卜杜拉茲懲治塞維爾的叛徒，佔領從馬拉加到瓦倫提亞這一部分的地中海海岸地區。

他與謹慎而又驍勇的狄奧德米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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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訂了一份最早的條約，可以表現出那個時代的禮儀和政策：

阿卜杜拉茲為穆薩之子和納西爾之孫，現與哥特君主狄奧德米爾，立誓同意簽訂和平條約。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阿卜杜拉茲按下列條件給予對方和平：其一，狄奧德米爾的公國不會受到任何騷擾和干涉，基督徒的生命財產、妻子兒女以及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寺廟聖所，都不會受到任何傷害和侵犯；其二，狄奧德米爾應毫無條件地交出他的八座城市，即奧裡韋拉、瓦倫托拉、阿利坎特、莫拉、瓦卡索拉、比格拉(現在的貝哈)、奧拉(即奧普塔)和洛卡；其三，他不應幫助或款待哈里發的敵人，如果知道他們敵對的企圖，應就所瞭解的狀況忠實地知會我方；其四，他本人以及每一位哥特貴族，每年要付1枚金幣、4份小麥、等量的大麥以及一定比例的蜜、油和醋，他們的家臣每位按課稅的標準折半徵收。時為伊斯蘭教紀元94年雷吉布聖月4日，經過4位伊斯蘭教徒的證人簽名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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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奧德米爾和他的臣民受到仁慈的對待，這是極其罕見的事，但是貢金的比率在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間浮動，按照基督徒順從或倔強的程度而定。
[390]

 在這一次巨大的變革之中，狂熱宗教分子出於世俗或信仰的激情，製造出很多局部的災難，有些教堂被新的禮拜儀式褻瀆，有些聖徒遺骸或聖像與邪惡的偶像混為一談，有些人被視為叛徒遭到屠殺，有一個市鎮(位於科爾多瓦和塞維爾之間，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被夷為平地寸草不留。然而我們如果比較西班牙被哥特人入侵的狀況，或是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國王收復失土的情景，就會對阿拉伯征服者的節制和紀律大為讚賞。

穆薩晚年時才建立偉大的勳業，為了掩飾自己的年齡，就用紅色粉末來為灰白的鬍鬚染色。然而他喜愛戰爭的行動和光榮的事業，心中燃起年輕人熾熱的火焰，把據有西班牙當作建立歐洲王國第一階段的工作。他要在海上和陸地整備一支實力強大的武力，再度越過比利牛斯山，在高盧和意大利滅絕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早已衰弱的王國，登上梵蒂岡的祭壇宏揚唯一真主的信念，再從那裡去征服日耳曼的蠻族，沿著多瑙河從源頭順流而下抵達黑海，推翻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或羅馬帝國，從歐洲班師回到亞洲，把他新獲得的疆土與安條克和敘利亞行省連成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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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好大喜功的冒險行動或許很容易執行，然而就凡夫俗子看來必定太過放肆，他所依賴的上司和受他役使的下屬，立刻聯想到這位沉浸於幻想的征服者是否別有用心。塔裡克的友人到處述說他的服務狀況和所受到的冤屈，終於產生了效果，大馬士革宮廷對穆薩的處置加以責備，他的意圖也讓人產生懷疑。最早提出的邀請被他很順從地接受，但他一直拖延返國的時間，哈里發瓦立德就用急迫而斷然的傳喚加以譴責。宮廷一名勇氣十足的信差來到加利西亞，進入他設在盧戈的營地，當著薩拉森人和基督徒的面，一把抓住他所騎馬匹的籠頭。他從小養成忠貞的天性，或部隊的要求教導他要善盡服從的責任，他的敵手奉命被召回，使他的罷黜獲得相當的安慰，兩個兒子阿卜杜勒和阿卜杜拉茲，被授予的兩個重要任命也獲得批准。

穆薩從休達回到大馬士革，這是一段路途遙遠的凱旋之旅，展示出阿非利加的戰利品和西班牙的財富，400名哥特貴族裝飾著黃金的高冠和綬帶，在行進的隊伍中顯得特別突出。男性和女性俘虜經過計算有1.8萬人，也有人說是3萬人，選擇的標準是高貴的出身或美麗的容貌。他剛剛抵達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就接到索利曼派信差送來哈里發患病有生命危險的消息，索利曼是他的兄弟也是推定繼承人，希望能靠著雄壯的勝利行列為自己的繼位增加砝碼，建議他不妨停留觀望。萬一瓦立德康復，穆薩的遲疑延誤會被視為犯罪的行為，於是他繼續行軍，等他到達時發現一個仇敵坐在寶座上。在審判中，他要面對態度偏袒的法官和深得民心的敵手，將他罪行的判定為虛榮奢華和謊言欺騙，罰鍰20萬枚金幣，使他一貧如洗，或證明他的貪財好貨。

塔裡克受到不當的處置，同樣的羞辱報復在他的身上，這位年老的指揮官在公開受到鞭打以後，烈日之下在皇宮的大門前面站了一整天，後來以前往麥加朝聖的虔誠名義，獲得較為體面的放逐。哈里發的憤怒在穆薩的落敗後得到滿足，他最大的恐懼是要根絕穆薩勢力龐大而又受到傷害的家族。宮廷對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可以信任的下屬和僕役，同時秘密而迅速地發佈了一份處死的判決，如果不考慮實質的內容，僅就形式而言，正義已被血腥的行動取代。在科爾多瓦的清真寺或皇宮，阿卜杜拉茲被密謀者用劍殺死，他們指控總督對皇室的地位有染指之心，同時他與羅德裡克遺孀伊吉羅娜的婚姻引起民眾的反感，對於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偏見來說這都是冒犯的行為。敵人運用極端殘酷的方式，把兒子的頭顱送到父親那裡，附帶一個侮辱性的問題，他是否能辨識出叛徒的容貌？他用氣憤填膺的聲音喊道：「我當然認得出他的面容，我知道他清白無辜，我詛咒那些害他的人會落得同樣的下場。」穆薩的年齡和絕望使他無懼於君主的力量，在喪子的悲痛中死於麥加。

他的敵手獲得較好的待遇，不再被追究在他麾下服務的往事，獲准與奴隸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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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朱利安伯爵是否獲得「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雖然薩拉森人沒有動手，事實上他應該得到這種結局。而他對威提扎的兒子恩將仇報的傳聞，被證明是子虛烏有之事。兩位皇家青年被發還父親繼承的私人產業，等到兄長伊巴去世以後，女兒應得的部分被叔父西吉布特用暴力奪走。哥特少女將全案送到哈希姆哈里發的面前，請求他主持正義。她應該繼承的產業獲得歸還，她被許配給一個出身高貴的阿拉伯人，生了2個兒子艾薩克和易卜拉欣，由於他們的家世和財富，在西班牙被大家接受。


 (四)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統治下的繁榮局面

一個行省能被勝利的國家同化，在於對外來者的引進和土著的模仿。西班牙陸續混合古迦太基人、羅馬人和哥特人的血胤，不過幾個世代就全盤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姓氏和習俗。第一批征服者以及20位由哈里發陸續派來的部將，全都伴隨著大批民政和軍事的追隨者，他們寧願到遙遠的異國去碰運氣，也不想留在狹小的家園無所事事。他們要用建立信徒的殖民地來增進公眾和私人的利益，西班牙的城市很驕傲地紀念他們東部祖先所隸屬的部族和國家。塔裡克和穆薩贏得勝利和人種混雜的隊伍，後來都自稱為「西班牙人」，他們最早的權利全部來自征服。然而他們容許埃及的弟兄共同出力，一起來建立穆爾西亞和里斯本這些城市，並且分享應有的權利。大馬士革的皇家軍團配置在科爾多瓦；埃米薩的皇家軍團在塞維爾；金尼斯陵或卡爾基斯的皇家軍團在哈恩；巴勒斯坦的皇家軍團在阿爾及澤爾和美迪納·西多尼亞；也門和波斯的土著散佈在托萊多四周和內陸區域；格拉納達肥沃的莊園被賜給敘利亞和伊拉克的1萬名騎士，他們是阿拉伯部落的子弟，這些部落不僅血統最純粹而且地位最高貴。
[393]

 這些世襲的派系組織可以孕育出爭強好勝的精神，有時有益於國家，但是經常會產生危險。

征服西班牙後過了10年，一份行省的地圖被呈獻給哈里發：海洋、河流、港口、居民和城市、氣候、土壤以及地上的礦產。在2個世紀之內，一個勤奮的民族用農業
[394]

 、製造業和商業，使自然的產物獲得驚人的進步。他們務實守分，沒有將時間浪費在幻想上，努力工作就會增加財富。科爾多瓦的倭馬亞王朝統治西班牙的初期，第一任教徒領袖拉赫曼懇求獲得基督徒的支持，在他頒布的和平與保護詔書中，對於適度的徵收感到滿意，那是1萬英兩黃金，1萬磅白銀，1萬匹馬和同樣數量的騾子，1000副胸甲連同頭盔和長矛。
[395]

 拉曼的繼承人中，權勢最大的哈里發從同樣的王國每年獲得貢金1204.5萬笛納或金幣，相當於600萬鎊。
[396]

 在10世紀時，這個金額可能超過所有基督教國家全部的歲入。他的朝廷設在科爾多瓦，那裡有600座清真寺、900個浴場和20萬所房屋；合於他的規定列名在第一等的城市有80個，第二等和第三等的城市共有300個；瓜達爾基維爾河的兩岸是肥沃的地區，點綴著1.2萬個村落和莊園。阿拉伯人也許將事實的真相加以誇大，但是他們創造並記述了西班牙最繁榮的時代，不論是財富、農耕還是人口稠密的程度都無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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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伊斯蘭教的信仰自由和祆教的沒落消散

先知將穆斯林的戰爭視為神聖之事，在他的傳記裡記載了很多的聖訓和行誼，哈里發選出有關宗教寬容的經文，目的是要解除不信者的反抗力量。真主的使徒穆罕默德將阿拉伯當作宗教的殿堂和產業，但是他用既不羨慕也不喜愛的態度看待世上其他的民族。多神教徒和偶像崇拜者不知他的姓名，那麼他的信徒將這些人絕滅是合法的行為。
[398]

 然而明智的政策能滿足公正的義務。在印度斯坦的伊斯蘭征服者施展宗教狂熱的偏執行為後，對於這個信仰虔誠而又人口眾多的國家，放過寶塔或浮屠沒有破壞。亞伯拉罕、摩西和耶穌的信徒和弟子，受到很隆重的邀請，要他們接受穆罕默德更為完美的天啟，但是如果他們情願付出相當的貢金，也有資格可以自由舉行宗教的禮拜儀式。在戰場上喪失一切權利的俘虜，只要公開宣佈皈依伊斯蘭教就可以獲得贖身，女性有義務要信仰主人的宗教，年幼的俘虜接受教育使誠摯的改信者逐漸增多。

亞洲和非洲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改宗皈依，使信仰虔誠的阿拉伯人在當地土著的隊伍中勢力大增，這些人宣稱他們信奉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徒，必定完全是受到吸引而不是出於強迫。只要不斷口誦祈禱文和忍受割禮的痛苦，無論是臣民還是奴隸、戰俘還是罪犯，都可以立即與勝利的穆斯林平起平坐，成為行動自由和地位平等的同伴。所有的罪孽都能得到救贖，所有的承諾都可以取消，守貞的誓言為放縱的本能所替代，寺院生活中沉睡的進取精神被薩拉森人的號角喚醒，全世界都感到天翻地覆的震動，新社會每一個成員依據他們的能力和勇氣，都能提升到自然的水平。眾人的心靈受到阿拉伯先知的無形和暫時的祝福的誘惑，佈施帶來的希望使很多改信者心存堅定的信念，認為他的天啟不僅充滿真理而且更為神聖。在好奇的多神教徒眼中，他的教義所顯示的人性和神性必定有價值。穆罕默德的宗教就各方面來說，比瑣羅亞斯德的體系更為純潔，比摩西的律法更為寬厚，比起基督教神秘和迷信的教條，不僅更為理性也不會自相矛盾。在7世紀時，神秘和迷信的教條使簡樸的福音受到玷污。

在波斯和阿非利加那些面積廣大的行省，伊斯蘭的信仰摧毀了原生的宗教。祆教奧秘晦澀的神學思想僅僅留存在東方的教派之中，然而瑣羅亞斯德褻瀆的作品
[399]

 ，借重亞伯拉罕廣受尊敬的名字，可能將內容很技巧地轉接到神聖的啟示上。邪惡的本質可以用魔鬼阿里曼作為代表，是光明之神所創造出來的對頭。波斯的廟宇沒有供奉神像，但是受到敬拜的太陽和火，被譴責為粗俗不堪和罪大惡極的偶像。
[400]

 穆罕默德的運作和哈里發的睿智推崇更為溫和的情操，把祆教徒或伽巴爾人與猶太人和基督徒並列，視為早已獲得律法的民族。
[401]

 就是晚到伊斯蘭教紀元3世紀，赫拉特城對私下的狂熱和公開的寬容，提供了非常鮮明的比照。
[402]

 只要按規定繳納年度的貢金，伊斯蘭教的法律對赫拉特的伽巴爾人，就要保障他們在民事和宗教方面的自由權利。

但是目前他們使用的清真寺很狹小，鄰接古代所建富麗堂皇的祆教寺廟，顯得非常寒磣。一位狂熱的阿訇在布道時譴責引人反感的鄰居，怪罪教徒的立場軟弱或漠不關心。民眾在他的呼籲之下聚集，引起動亂，縱火燒燬兩所用來禱告的房屋，佔領空地，興建新的清真寺。祆教徒受到冤屈，上訴到呼羅珊的統治者，他答應主持公道和給予救濟。看哪!有4000名赫拉特的市民，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士，異口同聲發誓說這裡從來沒有什麼偶像崇拜者的殿堂，調查也只有無疾而終，用這種神聖和管用的偽證使大家獲得心安理得的滿足(這是歷史學家密孔德Mirchond的說法)。
[403]

 然而波斯絕大部分寺廟都已毀滅，那是他們的教徒逐漸和普遍放棄所造成的結果。說起「逐漸」是因為找不到任何可以記得的時間和地點，也無法得知發生任何迫害或反抗的行動；至於「普遍」是指波斯整個領土，從設拉子到撒馬爾罕都接受《古蘭經》的信仰，只有對當地口音的保留才顯示出其出身為波斯伊斯蘭教徒的後裔。
[404]



山區和沙漠有一個倔強的種族，他們是不信者，只聽從祖先的迷信。祆教神學思想已經式微的傳統在克爾曼行省保留鮮明的形象，這個地方沿著印度河的兩岸向前延伸，肖·阿拔斯在上個世紀將蘇拉特的流放者聚集起來，安置在伊斯法罕的城門。大祭司長退隱到離葉茲德城18里格的厄爾布爾山，永恆的聖火(如果還在繼續燃燒)位於不易進入之處，免受外來的褻瀆。但他的居所對伽巴爾人來說，是傳授知識的學院、保管神諭的殿堂和前往朝拜的聖地，而且從堅毅和不變的面貌，證明他們的血統沒有摻雜異族，非常純淨。在長老的管轄之下有8萬個家庭維持真誠和勤奮的生活，他們靠著非常特殊的產品和傳統的手藝謀生，用履行宗教責任的熱誠來耕種田地。他們的無知抗拒肖·阿拔斯的專制，然而肖·阿拔斯查閱瑣羅亞斯德充滿預言的聖書，好對臣民施與恐嚇和苦刑；現在的統治者則用溫和或藐視的態度，對祆教默默無聞的殘餘教徒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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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基督教在阿非利加的絕滅和寬容精神的興起(749—1149 A.D.)

阿非利加的北部海岸是照耀福音之光的唯一地點，經過長久的時間提供卓越的貢獻以後，現在已經完全熄滅。迦太基和羅馬所傳授的技藝陷入無知的濃霧之中，西普裡安和奧古斯丁的教義不再有人研究。500所主座教堂為多納圖斯派、汪達爾人和摩爾人敵意的暴怒所摧毀。教士的熱忱和數量都已式微，民眾落入沒有紀律、知識和希望的地步，在阿拉伯先知的高壓統治之下完全順服毫無二心。自從希臘人被趕走以後，不過50年光景，一位阿非利加的部將向哈里發報告，要廢止不信者的貢金，因為他們已經全部改信，雖然他想要用這種說法來掩飾欺騙和謀叛，但言之有理的借口來自伊斯蘭信仰的迅速發展和蔓延。到了公元9世紀(837 A.D.)，5位主教被從亞歷山大裡亞派到凱羅安，負起額外的使命。他們受到雅各派教長的任職邀請，懷抱希望要燃起基督教即將熄滅的餘燼，但是受到一位外國的高級教士橫加阻撓，認為阿非利加的聖秩階級早已敗壞和瓦解。這位高級教士不僅將拉丁人視為外人，也是正統基督徒的仇敵。那個時代成為過去，想當年聖西普裡安的繼承人，在各種宗教會議中總是居於領導的地位，能夠與羅馬教皇的勃勃野心保持分庭抗禮的局面。

到了11世紀(1053—1076 A.D.)，命運乖戾的教士被安置在殘破的迦太基，只有懇求梵蒂岡的施捨和保護，苦苦抱怨他那赤裸的身體被薩拉森人鞭打，4位副主教爭權奪利，總主教的寶座已經是搖搖欲墜。可以指出格列高利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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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兩封書信，用來安撫正統基督徒的不幸和摩爾君王的倨傲。教皇鄭重告知蘇丹他們敬拜同一位上帝，希望能在亞伯拉罕的溫馨環境裡相聚。但是這種抱怨無疑宣示，教會職權的迅速崩潰是無可挽回的下場，那就是說3位主教還找不到一位接受聖體的弟兄。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基督徒接受割禮，禁食酒類和豬肉，這種屈服的態度由來已久，他們在民事或宗教方面的順從
[407]

 獲得莫札勒布
[408]

 (意為被阿拉伯人收養)的稱呼。大約在12世紀(1149 A.D.)，沿著巴爾巴裡海岸，無論是科爾多瓦和塞維爾的王國，還是瓦倫西亞和格拉納達的王國
[409]

 ，基督的禮拜儀式和本堂牧師的繼任全部遭到廢止。阿爾莫哈德王朝或稱唯一真神派建立在最為盲從的宗教狂熱上，這些格外酷虐的措施和舉動，使西西里、卡斯蒂利亞、阿拉貢和葡萄牙的君王鼓起勇氣，獲得最近的勝利，偏執的熱情成為正當的行為。教皇的傳教士偶爾還會使莫札勒布恢復原有的信仰，查理五世的登陸，使一些在突尼斯和阿爾及爾的拉丁基督徒家庭能夠揚眉吐氣，但是福音的種子很快根絕，從的黎波里到大西洋這個疆域綿長的行省，將羅馬的語言和宗教完全遺忘，沒有留下一絲記憶。
[410]



歷經11個世紀的變革以後，土耳其帝國的猶太人和基督徒，經過阿拉伯哈里發的同意享有宗教自由。從征服的最初時期開始，阿拉伯人懷疑正統基督徒的忠誠，還有一些稱為正宗東方基督徒，等於是洩露了他們在暗中依附希臘皇帝。聶斯托利派和雅各派是皇帝不共戴天的仇敵，證明自己是伊斯蘭政府誠摯的朋友。不過這種帶有偏見的嫉妒會因時間和順從而消失，埃及的教堂分給正統基督徒使用
[411]

 ，所有的東方教派獲得宗教寬容的共同恩惠和利益。教長、主教和教士的位階、豁免和內部審判權，受到政府官員的保護。依靠個人的學識可以從事秘書和醫生的職業，賺錢的稅務工作可以讓他們致富，而獲得功勳有時可以使他們晉陞到城市和行省的指揮職務。聽說阿拔斯王朝一位哈里發公開表示，波斯的政務工作托付給基督徒最讓人放心。他說道：「穆斯林用錢過於浪費，祆教徒始終記恨在心，猶太人總想得寸進尺。」
[412]

 但是專制政體的奴隸只有兩條路，就是受寵或罷黜。東部的教會被視為統治者的囊中物，不論在任何時期都深受貪婪或偏見之苦，即使是普通或是合法的約束方式，都必定會冒犯基督徒的人格尊嚴或信仰熱誠。
[413]



穆罕默德逝世後200年，基督徒仍只能用顏色並不體面的頭巾或腰帶，以示與普通臣民有所區分；他們不能使用馬匹和騾子，只能採取婦女的姿勢乘坐毛驢；他們的房舍無論是公用還是私有，採取的規格和尺寸都是最低的標準；在街上或是浴場遇到地位最低賤的民眾，他們有責任要讓路或是躬身；他們的遺囑要是對真正有信仰的人懷著偏見，就會受到駁斥，不發生效力；他們舉行禮拜儀式時不得有講求排場的行列，禁止鳴鐘或是唱讚美詩，在講道和交談中對於國家的宗教要有適度的尊敬；如果懷有褻瀆的企圖進入一所清真寺，或是引誘一名伊斯蘭信徒，不要妄想能夠逃過懲罰。不過只要處於寧靜和公正的時代，基督徒從來沒被逼著去否認福音的教義，非要接受《古蘭經》不可。但是叛教者會被判處死刑，要是他公開宣稱信仰穆罕默德的律法，接著又加以拋棄的話。科爾多瓦的殉教者激怒卡迪(宗教法官)宣佈判決，就是因為他們公開承認對伊斯蘭的信仰產生動搖，或是激烈抨擊先知本人和他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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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阿拉伯人建立龐大的哈里發帝國(718 A.D.)

伊斯蘭教紀元1世紀的末葉，哈里發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絕對君主。他們在法理或實質方面都具有毫無任何限制的統治特權，姑且不論這些限制是來自貴族的實力、平民的自由、教會的權柄、元老院的選舉還是對共和國制度的記憶。穆罕默德的友伴所建立的權威隨著他們的生命一同消逝，阿拉伯部族的酋長或埃米爾在沙漠之中，只留下平等和獨立的精神。先知的繼承人兼具帝王和僧侶的雙重性質，如果說他們的行為受《古蘭經》的規範。然而對這本聖書而言，他們才是高高在上的審判官和解釋者。他們運用征服的權力來統治東方的民族，這些民族根本不知道自由為何物，都已養成讚許暴君的習慣，所有暴虐和嚴苛的行為都以他們為犧牲品。

在倭馬亞王朝最後一位哈里發的統治之下，阿拉伯帝國從東延伸到西的距離是200天的行程，也就是從韃靼地區和印度的邊界到大西洋的海岸。要是我們把「長袍的袖子」省略不算(這是阿拉伯作家的說法，阿非利加長而狹的行省就像袖子一樣)，剩下完整而緊湊的疆域從法加納到亞丁，以及從塔爾蘇斯到蘇拉特，四方形的每一個邊都要讓商隊走4到5個月。
[415]

 我們要尋找穩固不變的聯合與心甘情願的順從，那是不切實際的妄想，然而在奧古斯都和安東尼的政府裡瀰漫著這種氣氛。但是伊斯蘭教是出於言行的一致，才能散佈到如此廣大的空間。在撒馬爾罕和塞維爾用同樣虔誠的態度研究《古蘭經》的語言和法律；摩爾人和印度人在麥加朝聖，就像同胞和弟兄那樣擁抱在一起；從底格里斯河向西，所有的行省都採用阿拉伯語作為流行的方言。
[416]




 譯名表

Aadites　阿迪人

Aaron　亞倫

Aasi　亞西

Aazaz　阿扎茲

Aban　阿班

Abbas　阿拔斯

Abbassides　阿拔斯王朝

Abdallah　阿卜杜勒

Abdalmalek　阿卜杜勒馬立克

Abdalrahman　阿卜杜勒·拉赫曼

Abdel Balcides　阿卜杜勒·巴賽德斯

Abdelaziz　阿卜杜拉茲

Abdol Motalleb　阿卜杜·穆塔裡卜

Abgarus　阿布加魯斯

Abila　阿比拉

Abrahah　埃布爾拉哈

Abu Obeidah　阿布·歐貝達

Abu Rafe　阿布·拉費

Abu Sophian　阿布·蘇富揚

Abu Taleb　阿布·塔勒布

Abubeker　阿布·伯克爾

Abul Waled　阿布·瓦裡德

Abulfeda　阿布·爾菲達

Abulpharagius Gregory　阿布·法拉吉烏斯

Abyla　阿比拉市集

Acre　亞克

Ad　阿德人

Addison　艾迪生

Aden　亞丁

Adrian I　教皇阿德裡安一世

Adrian　阿德裡安

Adrianople　亞得裡亞堡

Aelah　伊拉哈

Aelia　伊利亞

Aelius Gallus　伊裡烏斯·加盧斯

Agatharcides 阿加泰爾賽德斯

Agnellus　阿格內盧斯

Agnes　阿格尼斯

Ahmed Ben Joseph　艾哈邁德·本·約瑟夫

Ahriman　阿里曼

Ahwaz　艾赫瓦茲

Ailah　艾拉哈

Aix-la-Chapelle　亞琛

Aiznadin　埃茲納丁

Akbah　阿克巴

Al Beidawi　阿爾·貝達威

Al Bochari　阿爾·波卡裡

Al Lata　阿爾·拉塔

Al Mamun　阿爾·曼門

Al Tabari　阿爾·塔巴裡

Al Uzzah　阿爾·烏扎哈

Al Wakidi　阿爾·瓦其迪

Al Zabari　阿爾·扎巴裡

Alaon　阿拉昂

Alaric　阿拉裡克

Alberic　阿爾貝裡克

Alcoran　阿科朗

Alemanni　阿勒曼尼人

Alexius　阿歷克塞

Ali　阿里

Alicant　阿利坎特

Allah Acbar　阿拉·阿卡巴

Almohades　阿爾莫哈德王朝

Alphonso　阿方索

Alsace　阿爾薩斯

Amalekite　阿馬萊基特人

Amazons　亞馬遜

Amer　阿梅爾

Amida　阿米達

Amina　阿米娜

Ammianus Marcelliunus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

Ammonius　阿摩尼奧斯

Amorian　阿摩裡亞

Amorium　阿摩裡烏姆

Amrou　阿姆魯

Anas　阿納斯河

Anastasius II　阿納斯塔修斯二世

Anastasius　阿納斯塔修斯

Anatolia　安納托利亞

Anazarbus　阿納扎布斯山谷

Anbar　安巴爾

Anchialus　安基阿盧斯

Ancona　安科納

Andalusia　安達盧西亞

Andrew Dandolo　安德魯·丹多羅

Andronicus　安德洛尼庫斯

Anna Comnena　安娜·科穆寧娜

Ansars　「輔士」

Anthemeus　安特梅烏斯

Antichrist　偽基督

Antigonus　安提柯

Antiochus　安條克

Apamea　阿帕美亞

Apis　阿匹斯神

Apollonius　阿波羅尼烏斯

Appian　阿庇安

Apsimar　阿普西瑪

Apulia　阿普裡亞

Aquitain　阿基坦

Arabah　阿拉巴

Arabia Foelix　阿拉伯·費利克斯

Arabico-Hebraea　阿拉伯-希伯來語

Aradus　阿拉杜斯

Arbela　阿貝拉

Arbuthnot John　阿巴斯諾特

Archipelago　多島之海

Arius　阿里烏斯

Arles　阿爾勒

Armagnac　阿馬尼亞克

Arragon　阿勒岡

Arrechis　阿雷奇斯

Arrian Flavius Arrianus　阿里安

Arsacides　阿爾薩息德斯

Artabanus　阿爾塔巴努斯

Artavasdes　阿爾塔瓦斯德斯

Artaxerxes　阿爾塔薛西斯

Artemius　阿爾泰米烏斯

Arzema　阿爾澤瑪

Ascalon　阿什凱隆

Assemanni　阿塞曼尼

Assemannus　阿塞曼努斯

Astolphus　阿斯托法斯

Astracan　阿斯特拉罕

Asturian　奧斯圖裡安

Athos　阿索斯山

Atlas　阿特拉斯山

Avars　阿瓦爾人

Awsites　奧斯人

Axuch　阿克蘇

Ayesha　艾莎

Baal　巴爾

Baalbec　巴貝克

Babelmandeb　巴貝曼德

Babylonia　巴比倫尼亞

Bactrians　巴克特裡亞納人

Badajoz　巴達霍斯

Bahrein　巴林

Balch　巴爾奇

Baldwin　鮑德溫

Bamberg　班貝格

Barb　巴爾布

Barbary　巴爾巴裡

Barca　巴卡

Bardanes　巴爾達尼斯

Bardas　巴爾達斯

Baronius Caesar　巴羅尼烏斯

Bartolus　巴爾托盧斯

Basil　巴西爾

Basilacius　巴西拉修斯

Basilian　巴西利安

Basilics　《巴西利克》

Basnage Henri sieur de Beauval　巴納吉

Bassora　巴士拉

Bayle Pierre　貝爾

Beaufort Louis de　波福特

Beausobre　博索布勒

Bedder Houneene　貝德爾·胡尼尼

Beder　貝德爾山谷

Bedoweens　貝都因人

Bela　貝拉

Beles　貝勒斯

Bellarmine　貝拉明

Belus　貝盧斯塔

Ben Hazil　本·哈齊爾

Beneventum　貝內文圖姆

Berbers　柏柏爾人

Berengarius　貝倫加裡烏斯

Berenice　貝雷尼塞

Beretti　貝雷提

Beroea　貝羅亞

Bertha　貝爾莎

Beryllus　貝裡盧斯主教

Berytus　貝裡圖斯

Bianchin　比安契尼

Bibliotheca Arabico-Hispana Escurialensis　《埃斯庫裡亞珍藏阿拉伯─西班牙叢書》

Bigerra　比格拉

Biscay　比斯開灣

Blondel David　布隆德爾

Bochara　花剌

Bocht Naser　波克特·納塞爾

Boetica　貝提卡

Boetis　波提斯

Bologna　博洛尼亞

Borak　波拉克

Borysthenes　玻裡斯提尼斯河

Bosra　波斯拉

Bostra　波斯特拉

Botaniates　波塔尼阿特斯

Bouillon　布永

Boulainvilliers Henri de　布蘭維利耶

Brabant　布拉班特

Brandenburg　勃蘭登堡

Braniseba　勃蘭尼塞巴

Bremen　不來梅

Brutus　布魯圖斯

Bryennius　布裡恩尼烏斯

Buchanan George　布坎南

Bucharia　布加裡亞

Bugia　布吉亞

Busching　比興

Caab　卡布

Caaba　天房

Cabes　卡貝斯

Cadesia　卡迭西亞平原

Cadijah　卡蒂嘉

Cadiz　加的斯

Cahina　卡赫娜

Cairoan　凱羅安

Calabria　卡拉布裡亞

Calaphates　卡拉法特斯

Caled　哈立德

Calo-Johannes　卡洛約哈尼斯

Camillo Pellegrini　卡米洛·佩利格裡尼

Canaan　迦南

Canary　加那利群島

Cappadocian　卡帕多細亞人

captains　貴族

Carcassone　卡爾卡松

Cardonne　卡多納

Carizme　卡裡斯姆

Carloman　卡洛曼

Carlovingian　加洛林家族

Carmel　卡爾邁勒山

Carpathian　喀爾巴阡

Cashgar　喀什噶爾

Casiri Miguel　卡西裡

Castamona　卡斯塔摩納

Castellae　卡斯特列

Castille　卡斯蒂利

Castoria　卡斯托裡亞

Caswin　卡斯汶

Catacalon　卡塔卡隆

Catalonia　加泰羅尼亞

Catibah　卡提巴

Cava　卡瓦

Cave William　卡夫

Cedrenus　錫德雷努斯

Cellarius Christopherus　賽拉裡烏斯

Centuriators　百人隊長

Cervantes　塞萬提斯

Ceuta　休達

Chaibar　卡伊巴

Chalcedon　卡爾西頓

Chalcis　卡爾基斯

Chaldean　迦勒底

Chardin Jean　夏爾丹

Charegites　卡雷吉人

Charles Martel　「鐵錘」查理

Charon　卡戎

Charrae　沙雷

Chelebi　契列比

Chersonae　切森尼

Chersonites　切森尼人

Childeric　基爾德裡克

Chlienes　切利恩尼斯

Chosroes Nushirvan　科斯羅伊斯·努息萬

Chozars　科扎爾斯人

Christopher　克裡斯多弗

Chronus　克羅努斯

Chrysochir　克裡索契爾

Ciampini　夏姆皮尼

Cilicia　西裡西亞

Clotaire　克洛泰爾

Clovis　克洛維

Code　《御法集》

Coimbra　科英布拉

Collyridian　科呂狄派

Colonia　科隆尼亞

Columella Lucius Junius Moderatus　哥倫梅拉

Comneni　科穆寧

Conon　科農

Conringius　康林吉烏斯

Constance　君士坦斯

Constans II　君士坦斯二世

Constantine Angelus　君士坦丁·安吉盧斯

Constantine Ducas　君士坦丁·杜卡斯

Copronymus　科普羅尼穆斯

Coptic　科普特派

Cordova　科爾多瓦

Corfu　科孚

Corneille le Bruyn　高乃依·布魯恩

Cosa　科薩

Cotelier　科特勒

Crescentius　克雷森提烏斯

Crim-Tartary　克裡姆-韃靼

Ctesiphon　泰西封

Cufic　庫法字體

Cyclades　希克拉迪

Cyprian　西普裡安

D』Ablancourt　達布蘭可特

D』Anville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丹維爾

d』Arvieux Chevalier Laurent　達爾維

d』Herbelot de Molainville Barthelemy　德貝洛

Dafar　達法爾

Dagobert　達戈伯特

Dahes　達希斯

Dalmatia　達爾馬提亞

Dames　達米斯

Damietta　達米埃塔

Daniel　但以理

Danielis　丹妮麗斯

Dara　達拉

Dawkins　道金斯

Daws　達瓦

de Guignes Joseph　德基尼

Decapolis　德卡波裡斯

Dejal　德賈爾

Delhi　德裡

Delphi　德爾斐

Demertrius Cantemir　德米特裡烏斯·康特米爾

Demosthenes　德謨斯提尼

Derar　德拉爾

Desiderius　德西德裡烏斯

Diarbekir　迪亞貝克

Dido　狄多

Dilemite　底裡麥特人

Diodorus Siculus　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狄奧尼修斯

Diospolis　狄奧波裡斯

Donatist　多納圖斯派

Dowlat　多拉特

Dumaetha　杜米薩

Dumatians　杜馬提安人

Eba　伊巴

Ebn Alwardi　伊本·阿爾瓦迪

Ebn Khateb　伊本·卡提布

Ebro　埃布羅河

Ecbatana　埃克巴塔納

Edeco　伊迪可

Edessa　埃德薩

Edrissi　埃迪裡西

Egbert　埃格伯特

Egeria　伊吉麗亞

Egilona　伊吉羅娜

Eginhard　埃金哈德

Elbourz　厄爾布爾山

Elis　伊利斯

Elmacin Georgius　伊瑪辛

Emeritans　埃梅裡坦人

Emesa　埃米薩

Enoch　以諾

Ephesus　以弗所

Erbe　埃爾貝

Erchempert　埃爾切伯特

Erpenius　埃爾佩尼烏斯

Escurial　埃斯庫裡亞

Estachar　埃斯塔卡爾

Eudocia　優多西婭

Eudoxas　優多薩克斯

Eugenius　尤金尼烏斯

Euphrosyne　優菲洛西妮

Eusebius　歐西比烏斯

Eutychius　歐提奇烏斯

Evagrius Ponticus　埃法格裡烏斯

Eyder　埃得河

Ezra　以斯拉

Fabricius Johann Albert　法比裡修斯

Fargana　法加納

Farmah　法瑪哈

Farsistan　法爾西斯坦

Fatima　法蒂瑪

Fenelon　費內隆

Ferdinand　斐迪南

Ferrara　費拉拉

Fesenzac　費森扎克

Fez　菲茲

Firuz　菲魯茲

Fleury Claude　弗勒裡

Fontanini　豐塔尼尼

Fortunate　幸運群島

Fostat　弗斯塔特

Franconia　弗朗科尼亞

Freret Nicolas　弗裡瑞特

Frisingen　弗裡辛津

Gabala　加巴拉

Gabrah　賈布拉赫

Gabriel　加百列天使

Gagnier John　加尼爾

Gaillard　蓋拉德

Galata　加拉塔

Galen　格倫

Galland Antoine　加蘭德

Gallicia　加利西亞

Gascogne　加斯科尼

Gascons　加斯科涅人

Gassan　迦山部落

Gebel al Tarik　「塔裡克山」

Gedda　格達港

Gemblours　占布魯

Genghizcan　成吉思汗

George Palaeologus　喬治·帕拉羅古斯

Gerasa　吉拉薩

Germanus　日耳曼努斯

Gerrha　格拉

Ghebers　伽巴爾人

Ghibelin　吉貝林派

Gijon　吉洪

Gizeh　吉澤哈

Glycas　格利卡斯

Goar　戈亞爾

Godfrey　戈弗雷

Goletta　戈勒塔

Goquet　戈奎

Grabe　格拉比

Gray　格雷

Greaves John　格裡夫斯

Gregory　格列高利

Grenada　格拉那達王國

Gretser　格雷策爾

Grotius Hugo　格勞修斯

Guadalete　瓜達雷提河

Guadalquivir　瓜達爾基維爾河

Guadiana　瓜迪亞納河

Guelf　歸爾甫派

Gundling　甘德林

Hafna　海弗娜

Halberstadt　哈爾伯施塔特

Halicz　哈利茲

Hamadan　哈馬丹

Hamah　哈瑪

Hamyarites　哈姆亞部落

Hamza　哈姆扎

Handalusia　漢達盧西亞

Hanifa　哈尼法族

Hanseatic league　漢薩同盟

Haran　哈蘭

Harmozan　哈爾摩占

Harun al Rashid　哈倫·拉須德

Hashem　哈希姆家族

Hashemites　哈希姆族

Hassan　哈珊

Hatem　哈特姆

Hawran　戈蘭

Hebal　赫巴爾

Hegira　「希吉拉」

Hejaz　漢志

Heliopolis　赫利奧波利斯

Hellespont　赫勒斯滂海峽

Hems　霍姆斯

Henda　漢達

Henry the Fowler　「捉鳥人」亨利

Heraclea　赫拉克利亞

Heracleonas　赫拉克利納斯

Herat　赫拉特

Hermon　赫爾蒙山

Herodotus　希羅多德

Hesnus　希斯努斯

Hesperia　赫斯佩裡亞

Hesse　黑森

Hierapolis　海拉波裡斯

Hieromax　海洛馬克斯河

Hildesheim　希爾德斯海姆

Hipparchus　希帕庫斯

Hira　希拉

Hobal　霍巴爾

Holwan　霍爾宛

Homer　荷馬

Homerites　荷美萊特人

Honain　霍那因

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賀拉斯

Hosein　侯賽因

Hottinger Johann Heinrich　霍廷吉

Houris　「呼裡」

Hudson John　哈得遜

Hugh Capet　王休·卡佩

Hughes　修伊

Hycsos　希克索斯

Hyde Thomas　海德

Hyrcania　希爾卡尼亞

Iatrippa　雅斯裡布

Ibn Chaukel　伊本·肖克爾

Ibn Ol Wardii　伊本·歐爾·瓦迪

Ibrahim　易卜拉欣

Icasia　伊卡西婭

Iconium　伊康

Iconoclasts　「聖像破壞者」

Icthyophagi　伊克錫法吉人

Idaean　埃笛恩山

Ieroslaus　耶洛斯勞斯

Illiberis　伊利貝里斯

Imam　伊瑪目

Imma　因瑪

Ina　伊納

Ingoldstadt　因戈爾施塔特

Institutes　《法學初步》

Irenaeus　伊裡納烏斯

Irene　艾琳

Isaac Angelus　艾薩克·安吉盧斯

Isaac Comnenus　艾薩克·科穆尼努斯

Isaac Newton　艾薩克·牛頓

Isauria　伊索裡亞

Isidore　伊希多爾

Ismael　伊斯瑪

Ismael　以實瑪利

Ispahan　伊斯法罕

Istria　埃斯特利亞

Jaafar　雅法

Jabalah　賈巴拉

Jacobite　雅各派

Jaen　哈恩

Jallaloddin　賈拉洛汀

Jalula　傑盧拉

Jannabi　詹納比

Joan　若安教皇

John Damascenus　約翰·達馬森提烏斯

John Marsham　約翰·瑪夏姆

John Sagorninus　約翰·薩戈尼努斯

John Zimisces　約翰·齊米塞斯

Jonas　約納斯

Josua　約書亞

Jove　約夫

Judaea　猶地亞

Julian　朱利安

Kainoka　凱諾卡家族

Kais　凱斯

Karaite　卡拉派

Katif　卡提夫

kebla　克布拉

Keisan　凱山門

Kerbela　卡爾巴拉平原

Khondemir　孔德米爾

Khorasan　呼羅珊

Khoten　和闐

Kinnisrin　金尼斯陵

Kiow　基輔

Kirman　克爾曼沙漠

Koba　科巴

Kochler　科克勒

Koraidha　科萊達家族

Koreishites　古萊西族

La Mancha　拉·曼查

La Roque Jean de　拉洛克

Labat　拉巴特

Lambecius　蘭貝修斯

Lambesa　蘭伯撒

Languedoc　朗格多克

Laodicea　拉奧狄凱亞

Lardner Nathaniel　拉德納

Lateran　拉特蘭宮

Launoy　勞諾伊

Laurentius Valla　勞倫提烏斯·瓦拉

Le Blanc　勒·布蘭克

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von　萊布尼茨

Lenfant　倫芬特

Lentulus　倫圖盧斯

Leo Alfricanus　利奧·阿非利加努斯

Leo　利奧

Leon　里昂

Leotius　利奧提烏斯

Lequien　勒奎恩神父

Lesbos　萊斯沃斯島

Lewis the Pious　「虔誠者」劉易斯

Lewis　劉易斯

Libri Carolini　《加洛林努斯法典》

Liburnia　黎本尼亞

Linnaean　林奈氏

Lipsiae　利普西

Liutprand　勒特普朗德

Livia　麗維婭

Livy Titus Livius　李維

Longuerue　隆古魯

Lorca　洛卡

Lorraine　洛林

Lothaire　洛泰爾

Lucas Holstenius　盧卡斯·霍爾斯特尼烏斯

Lucas Tudensis　盧卡斯·圖登西斯

Lucretia　盧克雷蒂亞

Ludolph　魯道夫

Lugo　盧戈

Lusitania　琉息太尼亞

Lysanias　沙尼阿斯

Mably　馬布裡

Macoraba　馬科拉巴

Madayn　邁達因

Magdeburg　馬格德堡

Mahadi　瑪哈迪

Maillet　瑪耶

Maimbourg　邁姆包格

Malaga　馬拉加

Mamalukes　馬穆魯克

Manasses　馬納塞斯

Manichaeans　摩尼教派

Mansur　曼提爾

Manuel　曼紐爾

Maraeotis　馬裡略湖

Marcian　馬西安

Marcionites　馬西昂派

Marcus　馬可

Mardavige　馬爾達維吉

Mare Rubrum　魯布隆海

Mareb　默勒卜河

Mariaba　馬裡阿巴

Mariana　馬裡亞納

Marianus Scotus　馬裡阿努斯·斯科圖斯

Marmol　馬摩爾

Marozia　瑪羅齊婭

Marracci Lodovico　馬拉西

Martina　瑪蒂娜

Martinus Polonus　馬爾提努斯·波洛努斯

Maundrell　蒙德雷爾

Mauritania Tingitana　毛裡塔尼亞·廷吉塔納

Maximus　馬克西穆斯

Mazanderan　馬贊達蘭

Mazarin　馬扎林

Median　梅迪安

Medici　美第奇

Medina Sidonia　美迪納·西多尼亞

Medinat Almeyda　美迪納特·阿美達

Mela Pomponius　梅拉

Mentz　門茲

Merab　墨拉布

Merida　梅裡達

Merou　梅羅

Merovingian　墨洛溫王朝

Merveilles　《梅維爾》

Meshed Ali　麥什德·阿里

Meshed Hosein　麥什德·侯賽因

Meursius　墨爾修斯

Meuse　默茲河

Michael II　皇帝米凱爾二世

Michaelis　米凱利斯

Mina　米納山谷

Minden　明登

Minos　密諾斯

Mircond　密孔德

Misrah　密斯拉

Moawiyah　穆阿維亞

Mocha　摩卡

Moeotis　梅奧蒂斯湖

Moez　慕伊茲

Mohagerians　「遷士」

Moharren　穆哈蘭

Mokawkas　莫考卡斯

Mola　莫拉

Moldavia　摩爾達維亞

Mondars　蒙達爾

Monomachus　摩諾馬克斯

Montanist　孟他努派

Montesquieu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孟德斯鳩

Mopsuestia　莫普蘇埃斯提亞

Morena　莫雷納山脈

Moseilama　摩賽拉瑪

Moselle　摩澤爾河

Mosheim Johann Lorenz von　莫斯海姆

Mosul　摩提爾

Motadhed　摩塔赫德

Motawakkel　穆塔瓦克爾

Moussa Cassem　摩薩·卡塞姆

Mozarabes　莫札勒布

Munster　明斯特

Muratori　穆拉托裡

Murcia　穆爾西亞

Murtadi　穆塔迪

Musa　穆薩

Muta　穆塔會戰

Nabal　納巴爾

Nabathaeans　納巴泰人

Nabonasser　納博納賽爾

Nadhirites　納狄爾人

Nadir Shah　奈迪爾沙王

Naissus　納伊蘇斯

Narbonne　納博訥

Narni　納爾尼

Nassau　拿騷

Nassir　納西爾

Natalis Alexander　納塔利斯·亞歷山大

Navarre　納瓦爾

Nazarenes　拿撒勒

Neapolis　尼亞波裡斯

Neged　勒吉德

Nehavend　尼哈萬德

Nestorian　聶斯托利派

Nicephorus Phocas　尼西弗魯斯·福卡斯

Nicephorus　尼西弗魯斯

Nicetas　尼西塔斯

Nicholas　尼古拉

Niebuhr Carsten　 尼布爾

Nisibis　尼西比斯

Nonius　諾尼烏斯

Normans　諾曼人

Noureddin　努爾丁

Novairi　諾瓦裡

Novels　《御法新編》

Nubian　努比亞

Numidia　努米底亞

Nushirvan　努息萬

Obeidollah　奧貝多拉

Octavian　奧克塔維安

Oder　奧得河

Oenoe　伊諾伊

Ohud　奧胡德山

Olearius　奧勒阿里烏斯

Oman　阿曼

Omar　歐麥爾

Ommiyah　倭馬亞

Oppas　歐帕斯

Ora　奧拉

Orelia　奧雷利亞

Orihuela　奧裡韋拉

Orontes　奧隆蒂薩河

Osnaburgh　奧斯納堡

Ostia　奧斯蒂亞

Othman　奧斯曼

Otho II　皇帝奧托二世

Otho　奧托

Otter Jean　奧特

Ottomans　奧斯曼人

Oxus　阿姆河

Paderborn　帕德伯恩

Pagi Antoine　帕吉

Palma　帕爾馬

Palmyra　帕爾米拉

Pamphylian　潘菲利亞

Pandects　《民法彙編》

Paneas　帕尼阿斯

Pannonia　潘諾尼亞

Paphlagonian　帕夫拉戈尼亞人

Paraclete　帕拉克勒特

Parapinaces　「帕拉皮納西斯」

parasang　帕勒桑 (長度單位)

Patrae　帕特雷

Patras　帕特拉斯

Paul Warnefrid　保羅·沃爾尼弗瑞德

Paulus Diaconus　保盧斯·迪亞克科努斯

Pauw　保威

Pelagius　貝拉基烏斯

Peloponnesus　伯羅奔尼撒

Pelusium　佩魯西烏姆

Pennine Alps　阿爾卑斯山

Pentapolis　彭塔波裡斯

Pepin　丕平

Pericles　伯裡克利

Perron　佩龍

Persepolis　波斯波利斯

Peter Damianus　彼得·達米阿努斯

Petit Croix　佩特·克洛

Petra　佩特拉

Petrarch　彼特拉克

Pfeffel　普費弗爾

Phanagoria　法納戈尼亞

Pharezdak　法利茲達克

Pharpar　法爾帕爾河

Pharsalia　法爾薩利亞

Phidias　菲迪亞斯

Philadelphia　菲拉德爾菲亞

Philippa　菲利芭

Philippicus　菲利普庫斯

Philoponus　「菲洛邦努斯」

Phirouz　菲洛茲

Phocyas　福賽阿斯

Photius　佛提烏

Phrygian　弗裡吉亞人

Pietro della Valle　彼得羅·瓦列

Pisidia　皮西底亞山區

Plataea　普拉蒂亞

Plautus　普勞圖斯

Pliny the Elder Plinius Secundus　普林尼

Pocock Edward　波科克

Pogonatus　「波戈納圖斯」

Poitou　普瓦圖

Pollio　波利奧

Polybius　波利比阿

Pontus　本都

Porphyrogenitus　波菲洛吉尼圖斯

Porphyry　波菲利

Porto　波爾圖

Praeneste　普拉內斯特

Prideaux Humphrey　普裡多

Procopia　普羅科皮婭

Procopius　普羅科皮烏斯

Propontis　普羅蓬提烏斯海

Prusa　普魯薩

Psellus　塞盧斯

Ptolemais　托勒密

Ptolemy Claudius Ptolemaeus　托勒密

Punic　布匿戰爭

Pyrrhus　皮洛斯

Quintilian　昆體良

Rahman　拉赫曼

Ramlah　拉姆拉

Ramsay　拉姆齊

Ramses　拉美西斯

Rasis　拉西斯

Ravenna　拉文納

Raymond　雷蒙

Razis　拉齊茲

Regeb　雷吉布

Regnard　雷格納德

Rei　雷伊

Reiske　雷斯克

Reland Adrian　雷蘭

Renaudot Eusebe　雷諾多

Rhangabe　朗加比

Rhinotmetus　「裡諾特梅圖斯」

Rimini　裡米尼

Robertson　羅伯森

Roderic Ximenes　羅德裡克·希梅內斯

Roderic　羅德裡克

Rodrigo　羅得裡戈

Romagna　羅馬涅

Romanus Argyrus　羅馬努斯·阿吉魯斯

Romanus Diogenes　羅馬努斯· 狄奧吉尼斯

Romanus Lecapenus　羅馬努斯·勒卡佩努斯

Romanus　羅馬努斯

Roncaglia　隆卡格利亞

Rouah　羅哈

Rouda　羅達

Rousillon　魯西隆

Ruotgerus　羅特吉魯斯

Rustam　羅斯坦

Saana　薩阿納

Sabaean　賽伯伊

Sabaeans　塞伯伊人

Sabians　薩比安派教徒

Sabines　薩賓

Said　賽義德

Sala　薩拉河

Saladin　薩拉丁

Salamis　薩拉米斯

Sale George　薩萊

Salem　薩勒姆

Sallustius Crispus Gaius　薩路斯特

Salmasius Claudius　薩爾馬斯

Sanchoniatho　桑喬尼索

Saone　索恩河

Sapor　沙普爾

Saracens　薩拉森人

Saragossa　薩拉戈薩

Sarah　撒拉

Saraka　撒拉卡

Sarug　薩魯格

Sassan　薩珊王朝

Sassanides　薩珊王室

Savary　薩瓦裡

Save　薩沃河

Scaliger　斯卡裡傑

Schardius　沙爾狄烏斯

Schelestrate　謝勒斯特拉特

Schmidt　施米特

Schultens Albert　舒爾廷斯

Schwartzenburgh　施瓦茨堡

Sclavonia　斯拉夫尼亞

Sclerena　希卡勒裡娜

Sclerus　希卡勒魯斯

Sebastocrator　「塞巴斯托克拉特」

Segestans　塞格斯坦人

Selden　塞爾登

Seleucides　塞琉西

Selim II　謝裡姆二世

Seljuk　塞爾柱

Semiramis　塞米拉米斯

Septimania　塞普提馬尼亞

Serapis　塞拉皮斯神廟

Serjabil　塞加比爾

Sesostris　塞索斯特裡斯

Seth　塞特

Seti　塞提

Seville　塞維爾

Sharestani　夏裡斯塔尼

Shaw Abbas　肖·阿拔斯

Shaw Thomas　肖

Sheik Sefi　塞菲大人

Shiites　什葉派

Shiraz　設拉子

Sibylline　西比萊神諭

Sichem　示劍

Sidon　西頓

Sienna　西恩納

Siffin　綏芬

Sigebert　西格伯特

Sigebut　西吉布特

Sigonius　西戈尼烏斯

Sike　賽克

Sinope　錫諾普

Sionita　森尼塔

Sistan　西斯坦

Sleswick　斯裡斯威克

Sogdiana　粟特

Soliman I　索利曼一世

Solinus　索利努斯

Sonna　索納

Sonnites　遜尼派

Sophis　索菲斯家族

Sophronius　索弗洛尼烏斯教長

Sora　索拉

Spanheim Ezechiel　施潘海姆

Spoleto　斯波萊托

St.Angelo　聖安傑羅

St.Barnabas　聖巴拿巴

St.Bernard　聖伯納德

St.Boniface　聖卜尼法斯

St.Bruno　聖布魯諾

St.Diomede　聖狄奧梅德教堂

St.Ephrem　聖伊芙倫

St.Eulogius　聖優洛吉烏斯

St.John Damascenus　聖約翰·達馬森提努斯

St.Luke　聖路加

St.Marc　聖馬克

St.Sabas　聖薩巴斯修道院

St.Silvester　聖西爾維斯特

St.Denys　聖丹尼斯

St.Jude　聖猶大

Stauracius　斯陶拉修斯

Strabo　斯特拉博

Strasburg　斯特拉斯堡

Stratioticus　「斯特拉提奧提庫斯」

Struvius　斯特魯維烏斯

Suetonius　蘇埃托尼烏斯

Suez　蘇伊士

Sufetula　蘇費土拉

Surat　蘇拉特

Sus　蘇斯河

Susa　蘇薩

Swabia　士瓦本

Swinburne　斯溫伯恩

Syncellus　辛瑟拉斯

Syracuse　敘拉古

Tabari　塔巴裡

Taborestan　塔波裡斯坦

Tabuc　塔布克

Tadmir　塔德米爾

Tadmor　塔德穆爾

Tagus　塔古斯河

Tai　泰族

Talmud　《塔木德經》

Tanais　塔內斯河

Tangier　丹吉爾

Tarasius　塔拉修斯

Tarentum　他林敦

Tarif　塔裡夫

Tarik　塔裡克

Tarkhan　君主塔坎

Tarragona　塔拉戈納

Tarragonese　塔拉戈尼斯

Tarsus　塔爾蘇斯

Tasillo　塔西洛

Tauris　陶裡斯

Taurus　陶魯斯山

Tavernier Jean Baptiste　塔韋尼爾

Tayef　塔耶夫

tecbir　吶喊聲音

Tehama　蒂哈馬行省

Telemachus　特列馬庫斯

Telha　特拉

Telmar　特爾瑪

Terbelis　特貝利斯

Terracina　特拉奇納

Teyss　蒂薩河

Thamud　薩穆德人

Thamudites　薩穆迪特人

Thapsacus　泰普薩庫斯

Theodemir　狄奧德米爾

Theodora　狄奧多拉

Theodore Studites　狄奧多爾·斯圖迪特斯

Theodosius III　狄奧多西三世

Theodosius　狄奧多西

Theophanes　狄奧菲尼斯

Theophano　狄奧法諾

Theophilus　狄奧菲盧斯

Theophobus　狄奧法布斯

Thevenot Jean de　泰弗諾

Thomassin　托馬森

Thor　托爾

Thuanus　圖阿努斯

Thuringia　圖林根

Tiberias　太巴列湖

Tiberius　提比略

Tibur　蒂伯爾

Tillemont Louis Sebastien le Nain de　蒂爾蒙特

Timur　帖木兒

Tingi　廷吉

Titian　提香

Titus　提圖斯

Toledo　托萊多

Tournefort Joseph Pitton de　圖內福爾

Transoxiana　河間之地

Trebizond　特拉布宗

Treves　特裡夫

Tuscany　托斯卡納

Tusculum　塔斯庫盧姆

Tyre　提爾

Unitarians　唯一真神派

Ursel　馬澤爾

Utica　尤蒂卡

Utrecht　烏得勒支

Vacasora　瓦卡索拉

Valencia　瓦倫西亞

Valentia　瓦倫提亞

Valentin　瓦倫丁

Valentola　瓦倫托拉

Valesius　瓦列西烏斯

Valle Pietro　瓦勒

valvassors　豪門

Vandalusia　汪達盧西亞

Velitrae　維利特裡

Velleius Paterculus　瓦列烏斯·帕特庫盧斯

Verden　費爾登

Visconti　威斯康提

Visdelou　維斯迪洛

Vistula　維斯圖拉河

Viterbo　維泰博

Vitriaco　維特裡阿科

Volney　沃爾納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伏爾泰

Walachians　瓦拉幾亞人

Walid　瓦立德

Weltin　韋爾廷

Werdan　威爾丹

Weser　威悉河

Wessex　威塞克斯

West Gilbert　韋斯特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亞

White Joseph　懷特

Willaim Jones　威廉·瓊斯

William Temple　威廉·坦普

William the Conqueror　征服者威廉

Witikind　威提肯

Witiza　威提扎

Wolodomir　沃洛多米爾

Wood Robert　伍德

Worms　沃爾姆斯

Wotton　沃頓

Xenophon　色諾芬

Xeres　澤裡斯

Xiphilin　希菲林

Yathreb　雅斯裡布

Yemanah　雅曼納

Yermuk　葉爾穆克河

Yezdegerd　耶茲傑德

Yezid　葉茲德

Youkinna　尤金納

Zab　扎布

Zachary　扎卡裡教皇

Zadig　《札迪吉》

Zahrites　扎萊特部族

Zeid　扎伊德

Zeineb　澤妮布

Zemlin　澤姆林

Zemzem　澤姆澤姆

Zenobia　芝諾比亞

Zeuxippus　宙克西普斯

Ziyad　津雅德

Zobeir　祖貝爾

Zoe　佐伊

Zonaras　佐納拉斯

Zoroaster　瑣羅亞斯德

Zuheir　祖赫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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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個人成長


多年以來，千千萬萬有經驗的讀者，都會定期查看熊貓君家的最新書目，挑選滿足自己成長需求的新書。

讀客圖書以「激發個人成長」為使命，在以下三個方面為您精選優質圖書：


1、精神成長


熊貓君家精彩絕倫的小說文庫和人文類圖書，幫助你成為永遠充滿夢想、勇氣和愛的人!


2、知識結構成長


熊貓君家的歷史類、社科類圖書，幫助你瞭解從宇宙誕生、文明演變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長


熊貓君家的經管類、家教類圖書，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減少人生中的煩惱。

每一本讀客圖書都輕鬆好讀，精彩絕倫，充滿無窮閱讀樂趣!


認準讀客熊貓


讀客所有圖書，在書脊、腰封、封底和前後勒口都有「讀客熊貓
 」標誌。


兩步幫你快速找到讀客圖書



1、找讀客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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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黑白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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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注]安娜·科穆寧娜(1083—1153 A.D.)是阿歷克塞一世的女兒，也是歐洲最早的女性歷史學家，著有《阿歷克塞傳》，是研究拜占庭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2]
 　[譯注]吉本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到，要將羅馬的衰亡分為三個階段。現在前三卷(對應本套書前六冊)涵蓋的時間與第一階段相同，第四卷(對應本套書第七、第八冊)敘述第二階段的部分，所以前四卷(對應本套書前八冊)整個時間約為400年。最後兩卷(對應本套書最後四冊)涵蓋第二階段大部分和第三階段，全部時間約為800年，因而形成頭重腳輕的現象。本章的重點從赫拉克利烏斯的逝世到拉丁王國的建立，時間長達500年，只能概要略述經過，吉本認為無法進行深入的評論，所以不加任何註釋。


[3]
 　[譯注]這個字的原意是「犀牛」，除了表示他的個性橫衝直撞之外，據說他在受到劓刑以後裝上金光閃閃的假鼻子，很像犀牛。


[4]
 　[譯注]公元前86年馬略從阿非利加率軍進入羅馬，大殺元老派人士，比起公元前82年的蘇拉大肆報復民黨，還算是小巫見大巫；至於提比略的報復，也不如他的後父奧古斯都在公元前43年頒布的「公敵宣告名單」，那真是一網打盡，滴水不漏。


[5]
 　[譯注]語出《以賽亞書》四十二章：「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6]
 　博學的塞爾登(1584—1654 A.D.，英國法學家、文物學家和東方專家)用簡扼有力的詞句敘述聖餐變體論的歷史：「這種論點不過是將修辭轉化為邏輯。」


[7]
 　巴納吉(1656—1710 A.D.，荷蘭律師)在《宗教改革史》第二十二卷中敘述圖像的一般歷史。他是新教徒，但是心胸開闊。就這方面來說，新教徒總是正確的，因此他們願意作持平之論。


[8]
 　要是把一些奇跡和矛盾的胡說八道去除，真實的現況是大約在公元300年時，巴勒斯坦的帕尼阿斯豎立起一座青銅雕像，表情嚴肅的容貌被斗篷包裹，前面跪著一個感激或懇求的婦女，雕像的基座上面刻著一行字：有力的拯救者。基督徒對這座雕像有一個愚蠢的解釋，說他們的創始人治好了這名流血的婦女(譯按：《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節)。博索布勒很合理地臆測，認為這座雕像是哲學家阿波羅尼烏斯或者是韋斯巴薌皇帝，如果是後者的話，那麼這名女性代表一個城市、一個行省或者是皇后貝雷尼塞。


[9]
 　極有才氣的阿塞曼努斯得到3個敘利亞人附帶的幫助，就是聖伊芙倫、柱頂修士約書亞和薩魯格主教詹姆士。但是我從敘利亞的原文或是埃德薩的檔案中，並未發現任何線索和提示，他們含糊的信仰可能是來自希臘人。


[10]
 　坦誠的拉德納(1684—1768 A.D.，英國新教徒神學家)提過這些信函的有關證據，但是他持否定的態度。總是有一大批頑固分子自認為這種說法很方便，事實上很難站得住腳，其中有位英國紳士艾迪生，針對基督教的信仰寫了一本很膚淺的小冊子，博得立場偏頗的教士的稱讚，因為他的大名和風格而知名。我跟格拉比、卡夫(1637—1713 A.D.，英國國教神學家)、蒂爾蒙特(1637—1698 A.D.，法國教會歷史學家)一樣都感到很難為情。


[11]
 　我從薩魯格的詹姆士保持沉默的態度和埃法格裡烏斯(346—399 A.D.，基督教神秘主義學者)的證言，可以推論這個神話出現在公元521年到公元594年，很可能是在公元540年埃德薩被圍攻之後，成為格列高利二世、約翰·達馬森提烏斯以及第二次尼斯大公會議攻守兩用的武器，在錫德雷努斯(11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的作品中可以發現最完美的版本。


[12]
 　耶穌會教士格雷策爾人稱「因戈爾施塔特之驢」，也有人稱他是「因戈爾施塔特之狐」，用淵博的知識和固執的偏見來處理這類的題材。新教徒博索布勒同樣用理性和機智，在《日耳曼叢書》這部作品中表現出反嘲的爭辯之辭。


[13]
 　在約翰·達馬森提烏斯的作品中，也許經過推測斷定是他的作品，有兩段文字提到聖母瑪利亞和聖路加。格雷策爾沒有注意到此事，博索布勒也不做表示。


[14]
 　「你那引人反感的圖畫已經超過畫布所能容許的程度，就像雕像那樣的可惡。」這是一個希臘教士帶著無知和偏見所說的話，對提香(1490—1576 A.D.，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畫家，作品以宗教畫最為出名)的作品來說是最高的讚美之詞。教士向提香訂製畫作，卻遭到拒絕。


[15]
 　錫德雷努斯、佐納拉斯(11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格利卡斯和馬納塞斯，都把「聖像破壞者」的發端歸於葉茲德哈里發和兩名猶太人，說這是他們跟利奧皇帝約定之事。至於譴責那些帶有敵意的信徒，可以轉變為極其荒謬的陰謀，他們想要恢復基督教信仰的純潔。


[16]
 　審慎的聖方濟會修士不願做出決定，埃德薩的圖像目前存放在羅馬還是熱那亞。但目前不論存放在哪裡都已沒有榮譽可言，這件有關信仰的古老物品不再出名，也不受大眾的重視。


[17]
 　亞美尼亞教會仍舊認為有十字架就夠了。實話實說，喜歡裝神弄鬼的希臘人，對12世紀日耳曼人的迷信行為，沒有秉持公正的態度。


[18]
 　我們對「聖像破壞者」的功過，最早的看法來自宗教會議的決議事項，還有就是狄奧菲尼斯(752—818 A.D.，神父、教士、神學家和教會編年史家)、尼西弗魯斯、馬納昔斯、錫德雷努斯和諾納拉斯的歷史著作，雖然這些來源並不見得達到公正的標準。現代的天主教徒像是巴羅尼烏斯(1538—1607 A.D.，意大利樞機主教和歷史學家)、帕吉(1624—1695 A.D.，希臘編年史家)、納塔利斯·亞歷山大和邁姆包格，他們對待這個題材更為博學、熱誠和可信。新教徒施潘海姆(1628—1710 A.D.，德國古典文學家)和巴納吉對於「聖像破壞者」這個範疇已經投入相當的心力。運用這兩方相互的印證和對立的意向，讓我們以不偏不倚的哲學觀點來維持平衡。


[19]
 　施潘海姆從尼斯的決議事項中找到所要的史料，運用真誠的態度和卓越的能力寫成《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的辯護》一書。大馬士革的約翰運用他的機智，將希臘原文的「主教」一詞轉換為「黑暗」，最後成為「貪食者」，也就是口腹之慾的奴隸。


[20]
 　除此以外，君士坦丁五世受到指控，說他禁止使用聖者的頭銜；把聖母瑪利亞稱為「基督的母親」，將生產後的她比喻成空錢袋；同時還譴責他信奉阿里烏斯派和聶斯托利派的教義。施潘海姆在他的辯護中，無論是基於新教徒的利益，還是要盡到正統神學家的責任，同樣感到困窘不堪。


[21]
 　神聖的悔改者狄奧菲尼斯贊同反抗者所堅持的原則。格列高利二世讚許拜占庭婦女的宗教狂熱，她們竟敢殺死皇家的官員。


[22]
 　約翰或稱曼提爾，是大馬士革一位出身高貴的基督徒，在為哈里發服務時，曾經擔任相當顯赫的職務。他對恢復圖像的崇拜抱持最大的狂熱，以致憎恨和背棄希臘皇帝，涉嫌與叛亂分子聯繫，被判刑砍掉右臂，聖母瑪利亞用不可思議的奇跡使他的手臂復原。經過這次的拯救之後，他辭去官職散盡家財，埋名隱姓藏身在聖薩巴斯修道院，這個修道院位於耶路撒冷和死海之間。這則傳說非常出名，但是博學的編輯勒奎恩神父，很不湊巧地證明聖約翰·達馬森提努斯在發生「聖像破壞」風波之前，就是神職人員。


[23]
 　從狄奧菲尼斯和錫德雷努斯對這種宗教迫害的敘述中，施潘海姆很樂意拿利奧三世的「惡龍」和路易十四的「龍騎兵」做一比較，對於引起爭論的雙關語，感到很大的安慰。


[24]
 　紅衣主教佩龍加上一些區別之處，使早期的基督徒獲得更大的榮譽，但是不見得能使現代的君主感到滿意。他認為異端和背教者的叛逆，在於對基督和他的代理人，違犯他們訂定的誓言，辜負他們給予的報酬，否認他們應有的忠誠。


[25]
 　可以拿謹慎的巴納吉和憤怒的施潘海姆作為樣本，他們與100多位知名人物，步上馬格德堡的百人隊長同樣的後塵。


[26]
 　見識高人一等的學者，像是盧卡斯·霍爾斯特尼烏斯、謝勒斯特拉特、夏姆皮尼、比安契尼、穆拉托裡等人，除了很少差異之處，都同意《主教政令彙編》的編纂和後續的工作，是由第8世紀和第9世紀教會的圖書館長和公證人所完成，阿納斯塔修斯作品占的份量很少而且是最後的部分，作者使用他的名字。整部作品的寫作風格很粗陋，敘述方式很偏頗，情節內容很瑣碎，然而卻是那個時代最翔實可信的記錄，值得一讀。教皇的書信散見在宗教會議的文卷之中。


[27]
 　《尼斯宗教會議的決議事項》中保存著教皇格列高利二世的兩封書信，上面沒有日期，巴羅尼烏斯的推測是寫於公元726年，按照穆拉托裡和帕吉的意見分別是公元729年和公元730年。有些天主教徒對這兩封信大加讚美，認為內容不僅表示善意而且論點非常溫和，這些都是迫於偏見的過甚之詞。


[28]
 　倫巴第人的城堡離羅馬這樣得近，實在讓人很難相信。卡米洛·佩利格裡尼提出有力的證據，計算的結果雖然是24個斯塔迪亞，但是起算的位置不是從羅馬城，而是羅馬公國的邊界。倫巴第人第一座城堡的名字可能是索拉。我認為格列高利有那個時代的通病，就是喜歡賣弄學問，才會拿「斯塔迪亞」這個字來代表「英里」，是否如此倒是沒有經過實地的度量。


[29]
 　教皇很可能認為希臘人全是無知之輩：事實上他這一生都待在拉特蘭。那個時代西部所有的王國都已接受基督教。北方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可能是指薩克森七國聯盟的酋長和威塞克斯的伊納國王，他們在格列高利二世出任教皇時，前來羅馬訪問，不是為了受洗而是朝聖。


[30]
 　[譯注]最早是指5個希臘殖民地，位於北非的昔倫尼卡行省，也稱為昔蘭尼，後來泛指在意大利的希臘屬地。


[31]
 　狂熱的邁姆布格提到丁稅時，說薩拉森人對這種最暴虐的賦稅一無所知，狄奧菲尼斯提到法老王用這種方式來計算以色列人男童的數目。事實上薩拉森人對這種稅收的方式非常熟悉。那位歷史學家何其不幸，他的贊助人路易十四過不了幾年，就將這種稅制強加在法國人的身上。


[32]
 　可以參閱阿格內盧斯的《主教政令彙編》，帶有很濃厚的野蠻氣息，可以顯示羅馬和拉文納的差別。但我們非常感激他提供一些很特別的史料，像是拉文納的區域劃分和黨派組織、查士丁尼二世的報復行動以及希臘人敗北的狀況。


[33]
 　根據宗教法專家的認定，無論是實際的罪行還是僅僅是名義都可構成革出教會的處分。要是按照神諭的說法，這種裁決最重要之處是維護教會的安全。


[34]
 　教皇對利奧三世和君士坦丁·科普羅尼穆斯的稱呼是「統治的君王」，在後面加上很奇怪的尊號是Piissimi。拉特蘭宮有一幅很著名的馬賽克鑲嵌畫(798 A.D.)，顯示基督將鑰匙交給聖彼得，旗幟授予君士坦丁五世。


[35]
 　有份地圖依據貝雷提神父極為卓越的論文繪製出來，使我可以按圖探索羅馬公國的狀況。然而我必須先說清楚，維特波是倫巴第人奠基興建，特拉奇納為希臘人所篡奪。


[36]
 　有關羅馬王國的幅員、人口等狀況，讀者有興趣可以參閱波福特(1720—1795 A.D.，古物學家和懷疑學派歷史學家)的《羅馬共和國》一書，他對羅馬早期的歷史並沒有抱著輕信的態度。


[37]
 　[譯注]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北部平原，自古以種馬最為出名，伊利斯城建於公元前471年，成為負責舉辦奧林匹克競賽的政治中心。


[38]
 　可以參閱韋斯特(1703—1756 A.D.，古典文學翻譯家)有關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論文，以及波利比阿(200B.C.—118 B.C.，希臘歷史學家)極為詳盡的敘述。


[39]
 　格列高利二世對倫巴第人的講話是西戈尼烏斯的精心之作，他模仿薩路斯特(86 B.C.—34 B.C.，羅馬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或李維(59—17 B.C.，羅馬歷史學家，著有《羅馬史》一四二卷)的風格，但是不拘泥於古人的陳詞濫調。


[40]
 　威尼斯的歷史學家約翰·薩戈尼努斯和元首安德魯·丹多羅，保存著格列高利二世所寫的這封書信。保盧斯·迪亞克科努斯提到拉文納的失守和光復，但是我們的編年史家帕吉、穆拉托裡等人，無法斷定日期和有關情節。


[41]
 　有關這方面的論點是見仁見智，要看你使用阿納斯塔修斯的哪一種抄本。


[42]
 　《卡洛利努斯法典》錄有教皇寫給「鐵錘」查理、丕平和查理曼大帝的書信，是最後這位君王派人在公元791年所編纂。最早和可信的抄本保存在維也納的皇家圖書館，經過蘭貝修斯和穆拉托裡整理後出版。


[43]
 　教皇的敵人指控他們使用欺瞞的伎倆和褻瀆的語言，然而教皇的目的在於說服，而非蒙騙。古代的演說家熟悉如何運用死者或神祇，只是用在這個粗俗不堪的時代，顯得格格不入而已。


[44]
 　除了一般的歷史學家以外，3位法國知名學者勞諾伊、帕吉和納塔利斯·亞歷山大，對於基爾德裡克的廢立這個問題，不僅有精闢的見解而且著墨甚多，但是為了保障王權的獨立，帶有強烈的偏見。然而就埃金哈德、狄奧菲尼斯的著作以及幾部古老的編年史而言，他們的論點很難自圓其說。


[45]
 　這也不純然是第一次，第6世紀和第7世紀時，不列顛和西班牙的行省總主教也經常如此施為，只是場合沒有這麼盛大而已。君士坦丁堡在帝國最後的階段，也像拉丁人一樣舉行皇家塗油禮。君士坦丁·馬納塞斯提到查理曼大帝，如同外國人和猶太人，舉行讓人難以置信的儀式。


[46]
 　教皇的擁護者輕描淡寫地提到旗幟和鑰匙所表示的象徵意義，但從所用的稱呼看來倒是不容辯駁或逃避。在維也納圖書館一份抄本中，他們把「帝王」解讀為「祈禱」或「請求」，經過這樣的修正以後，可以推翻「鐵錘」查理的皇室身份。


[47]
 　在查理曼帝國出現之前，保盧斯·迪亞科努斯提到羅馬時，說是臣屬於查理曼的城市。加洛林王朝有些獎章在羅馬鑄造，勒·布蘭克寫出精巧而有偏見的論文，探討羅馬大公和皇帝在羅馬的權力。


[48]
 　莫斯海姆(1694—1755 A.D.，德國教會歷史學家)用公正而審慎的態度來權衡這份贈品的合法性，沒有找到最早的法源，但是《主教政令彙編》提到了這份豐盛的禮物，《加洛林努斯法典》認為確有其事。這兩種都是當代的記錄，尤其是後者更為可信，因為一直保存在皇家圖書館，並非在教皇的手裡。


[49]
 　太守管轄區基於利害和偏袒的關係，有的過分誇大其主權的範圍，也有人認為是很狹窄的特區，甚至穆拉托裡都無法避免，我接受《意大利地誌論文集》的指引，它的界線是原有的轄區加上彭塔波裡斯。


[50]
 　聖馬克對《加洛林努斯法典》有深入的研究，能夠很仔細地檢驗查理曼大帝的策略和贈予。我認為他僅有口頭的表示，有關贈予最古老的法條據稱現在還存在，是皇帝「虔誠者」劉易斯所制定，它的可信度受到質疑，要是說到公正性如何，更是難以認定。這些君王在慷他人之慨的時候，都是非常的大方，這點倒也沒什麼錯。


[51]
 　拉文納皇宮有一些馬賽克鑲嵌畫，原主是教皇阿德裡安一世，查理曼向他提出轉讓的請求，要拿畫去裝飾在亞琛的宮殿，獲得教皇的應允。


[52]
 　教皇經常抱怨拉文納總主教利奧有篡奪的行為，在《加洛林努斯法典》中都有記載，《主教政令彙編》也有類似的文字。


[53]
 　法比裡修斯(1668—1736 A.D.，學者和語言學家)列舉這個法規的幾個不同版本，包括希臘文和拉丁文都有。勞倫提烏斯·瓦拉所詳述和駁斥的抄本，可能是來自偽造的聖西爾維斯特法規，或是格雷策爾的詔書，好像都是後人偷偷附加上去的。


[54]
 　當時是公元1059年，相信是遵照教皇利奧九世、紅衣主教彼得·達米阿努斯的指示辦理。穆拉托裡認為「虔誠者」劉易斯和幾位奧托國王的贈予，根本是無中生有之事。


[55]
 　我在沙爾狄烏斯的藏書中讀到瓦拉的作品，這本激動人心的論述在公元1440年完成，是教皇尤金尼烏斯逃亡之後的第六年，是一個憤怒黨派出版的小冊子。瓦拉鼓勵羅馬人要義不容辭地揭竿而起，甚至可以用短劍刺進教會暴君的胸膛。這位評論家預期會遭受僧侶的宗教迫害，然而他與教會以和解收場，死後還被埋葬在拉特蘭宮。


[56]
 　紅衣主教希望君士坦丁將羅馬交給教會，但受到勞倫提烏斯·瓦拉的拒絕。他認為關於贈予的條文是希臘人偽造的，說來真是夠奇怪的了。


[57]
 　[譯注]公元前5世紀在意大利坎帕尼亞地區的希臘殖民地庫米，西比萊神諭最早出現，羅馬人接受這種傳統，指派祭司負責保管和運用，並且繼續增加內容，很多是從國外各地抄來的。主要的神諭分為十類，分別來自希臘、小亞細亞、阿非利加等地。


[58]
 　尼斯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決議事項及相關資料，有一份相當可靠的譯本，加上一些評述的註釋。不同的讀者看了以後，有人難免激起一聲歎息，也有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59]
 　教皇的代表團等於是臨時的信差，兩位教士沒有接受特別的任命，回去以後也被否定。有些在外行腳的僧侶被正統教會說服，由他們代表東方的教長出席。狄奧多爾·斯圖迪特斯是當時一位待人親切的「聖像破壞者」，他透露出非常奇特的內幕消息。


[60]
 　公元790年，查理曼在沃爾姆斯的王宮或冬營寫成《加洛林努斯法典》，派人送給教皇阿德裡安一世，其中提出120條異議反對尼西亞信經，這些文字華而不實，都是修辭學的成果。


[61]
 　查理曼的宗教會議帶有強烈的政治作用，300名與會成員到法蘭克福開會和選舉，他們不僅是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甚至還有重要的俗家人士在內。


[62]
 　狄奧菲尼斯特別提到西西里和卡拉布裡亞，每年支付3.5個泰倫黃金(大約是7000鎊)的租金。勒特普朗德很誇大地列舉了羅馬教會的產業，分佈在希臘、猶地亞、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巴比倫尼亞、埃及和利比亞等地，被希臘皇帝用不公正的手段取走。


[63]
 　東方的伊利裡亞大教區包括阿普利亞、卡拉布裡亞和西西里。根據希臘人招認，君士坦丁堡的教長從羅馬取得帖撒洛尼卡、雅典、科林斯、尼科波裡斯和帕特雷的都主教任命權。他的宗教所征服的地區還包括那不勒斯和阿馬爾菲在內。


[64]
 　豐塔尼尼認為皇帝只不過是教會的擁護者，他的對手穆拉托裡把教皇貶到相當於皇帝的太守的地位。還是莫斯海姆能作持平之論，皇帝掌握羅馬，將之置於帝國的統治之下，作為最顯赫的采邑或封地。


[65]
 　查理曼在阿德裡安和利奧的要求下，曾經兩次在羅馬現身。根據埃金哈德的敘述，他就像蘇埃托尼烏斯那樣穿著簡單的服裝，在他的國家能夠深得民心。當「禿子」查理回到法蘭西時，穿著外國的服裝，連愛家保鄉的狗都對背教者大聲吠叫。


[66]
 　除了從馬布裡、伏爾泰(1694—1778 A.D.，法國哲學家、文學家和啟蒙思想家)、羅伯森和孟德斯鳩(1689—1775 A.D.，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哲學家)那裡獲得相關資料以外，蓋拉德在公元1782年出版的《查理曼史觀》，使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作者有充沛的情感和人道的精神，他的作品不僅用力甚勤而且文字優美。我還對照《法蘭西史》第五卷，查證丕平和查理曼在位時所建立的事功。


[67]
 　在查理曼死後11年，有一個僧侶提到韋爾廷的靈魂出竅，說他看見查理曼在煉獄受苦，一隻兀鷹不斷地噬咬他那有罪的器官，其餘的身軀象徵他的德行，保持健全完美的樣子。


[68]
 　穢行和猜疑玷污了這些可愛女士的名譽，埃金哈德和因瑪的婚姻也必定受到影響，因瑪是查理曼的女兒，她也不例外。對這位歷史學家來說，丈夫的角色負擔必定沉重。


[69]
 　除了謀殺和強制驅離以外，下列的罪行都可以判處死罪：(1)拒絕受洗；(2)舉行虛假不實的洗禮；(3)恢復偶像崇拜；(4)謀殺一位教士或主教；(5)用活人當犧牲獻祭；(6)在封齋期食肉。但是受洗或懺悔使每種罪行都可以獲得救贖，基督徒的撒克遜人成為法蘭克人的朋友和同儕。


[70]
 　[譯注]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的父親腓力在參加女兒婚禮時被刺身亡，年僅46歲，而亞歷山大才20歲，所繼承的王座不穩，四周都是敵人，全憑亞歷山大個人才華建立起不朽的偉業。


[71]
 　西班牙人因為勝利而目中無人，真實的歷史將勝利歸於加斯科涅人，傳奇故事則將之歸功於薩拉森人。


[72]
 　施米特提到他的統治，認為內部混亂而且民不聊生，這是最權威的說法。


[73]
 　蓋拉德說查理曼的真正身高依法國尺寸是五英尺九寸，依英國算法是六英尺一又四分之一寸，傳奇小說的作家加高到八英尺。這個巨人天生力大無窮而且食量驚人，他的長劍在一擊之下可以連人帶馬斬成兩段，他一餐的食量是一隻鵝、兩隻雞和整支羊腿。


[74]
 　埃金哈德在簡短敘述他的戰爭和征服以後，用寥寥數語提到帝國的狀況、那些臣屬的地區和國家。斯特魯維烏斯在這份古老的年代記上面加上了他的註釋。


[75]
 　「禿子」查理將特許狀授予阿拉昂的修道院，可以推斷出皇家的血親繼承權利，我懷疑在公元9世紀和10世紀時，是否發生一些後續的環結使雙方的關係更為緊密。但蓋拉德認同這件事並且加以辯護，他非常肯定地表示，孟德斯鳩(跟孟德斯鳩校長沒有關係)家族從女性的世系來說，是出於克洛泰爾和克洛維，哎呀!真是天真的誇耀。


[76]
 　大約在公元900年時，西班牙邊界的總督或伯爵反叛「單純」查理，等到公元1642年，法蘭西國王才光復了很小一塊地方，就是魯西隆。然而魯西隆有18.89萬名臣民，每年支付260萬個裡弗赫銀幣，比起查理曼進軍時有更多的人口，毫無疑問還有更多的金錢。


[77]
 　連接萊茵河與多瑙河是為了支援潘諾尼亞戰爭，這條運河的長度只有2里格，雨水的沖刷、軍事的要求和迷信的畏懼，造成河道淤塞，在士瓦本仍舊留存有一些遺跡。


[78]
 　可以參閱埃金哈德和蓋拉德的著作，裡面提到一些無法查證的事項，說是查理曼和埃格伯特會晤，皇帝的禮物是他自己的佩劍，對於他的撒克遜門徒子弟，用溫和的態度回答提出的問題。要是傳聞屬實，可以平添英格蘭歷史的光彩。


[79]
 　只有法國的編年史提到他和哈倫·拉須德的通信聯繫，東方人根本不知道哈里發會跟「基督狗」建立友誼，「基督狗」是哈倫對希臘皇帝很文雅的稱呼。


[80]
 　對於查理曼的征戰計劃，我運用蓋拉德極為明智的評論，甚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行動範圍內所要面對的敵人，他也能很清楚地辨別出來。


[81]
 　他是奧托的兒子和魯道夫的孫子，經過他們的贊同在公元858年建立薩克森公國。羅特吉魯斯是聖布魯諾的傳記作家，對於他的家族真是讚譽有加，說是具有非常高貴的氣質。然而甘德林對於威提肯後裔的說法極為不滿。


[82]
 　康林吉烏斯對於羅馬和加洛林帝國的疆域那種誇大和過分的描述並不贊同，他用務實的態度來討論日耳曼主權所及的範圍，以及它的諸侯和鄰國。


[83]
 　習慣的力量逼得我只有將康拉德一世、亨利一世以及「捉鳥人」亨利全都列入皇帝的名單，事實上這個頭銜從未被授予日耳曼的國王。意大利人對這個問題非常審慎而且正確，例如穆拉托裡只認可在羅馬加冕的君王。


[84]
 　狄奧菲尼斯談到查理曼的加冕大典和臨終塗油儀式，還有他與艾琳的婚約，這件事拉丁人都不知道。蓋拉德提到他與希臘帝國的交往記錄。


[85]
 　蓋拉德的說法很得當，認為擺出故弄玄虛的排場非常幼稚，但是這種鬧劇是演給更大的小孩看，而且有益於對方。


[86]
 　可以參閱列在編年史補遺裡的一位薩勒諾匿名作家的書信，巴羅尼烏斯將它登錄在他的編年史時誤以為作者是埃爾切伯特。


[87]
 　教皇向希臘皇帝尼西弗魯斯提出勸告，要他與奧托和談，因為奧托是羅馬人至高無上的皇帝。


[88]
 　在托馬森、穆拉托裡和莫斯海姆的著作中，可以知道紅衣主教的起源和發展的過程，他們也都精確地描述了有關選舉的形式和改變的狀況。教皇達米阿努斯把紅衣主教提升到很高的職位，後來還是降到與其他的樞機主教團同一階層。


[89]
 　像這樣一個重大的讓步，可能補充或確定有一份敕令頒發給羅馬的教士和人民。巴羅尼烏斯、帕吉和穆拉托裡用堅定的態度加以否認，聖馬克對整個事件提出辯護和解釋。對於教皇的選舉和堅信禮，可以參考聖馬克這位歷史評論家的著作和穆拉托裡的編年史。


[90]
 　公元10世紀時羅馬教廷的專制和惡行，可從勒特普朗德的事跡和出使看出。還有更奇怪的事，就是穆拉托裡的說項求情，要緩和巴羅尼烏斯對教皇的抨擊之詞。但是這些教皇是被俗家的贊助人選出，不是由紅衣主教選出。


[91]
 　出現若安教皇的時間，不管怎麼說都要比狄奧多拉和瑪羅齊婭來得早。她那兩年虛構的統治，硬是被說成是在利奧四世和本篤三世之間，但是與之同時的阿納斯塔修斯把利奧的去世和本篤的選舉，非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帕吉、穆拉托裡和萊布尼茨(1646—1716 A.D.，哲學家、數學家和政治顧問)都有很準確的年代記錄，認定這兩件事發生在公元857年。


[92]
 　若安教皇的擁護者提出150名證人，整個事件在公元14世紀到16世紀引起迴響。這個非常奇特的故事應該會被知情的作者以各種方式描述，也產生了更多的證據，因此這些證言自相矛盾，也反駁了浪漫的傳奇。這些事件在公元9世紀和10世紀發生，最近的事件應該會產生雙重的力道。佛提烏難道會高抬貴手不予譴責？勒特普朗德難道會放過這樣一件醜聞？馬爾提努斯·波洛努斯、占布魯的西格伯特，以及馬裡阿努斯·斯科圖斯的著作不值得討論。有關教皇若安的敘述文字很可能出於偽造，被插入羅馬人阿納斯塔修斯的一些抄本和出版的作品之中。


[93]
 　聽起來是虛偽不實的傳聞，但是我不會公開宣佈說這件事難以置信。假設我們這個時代有一位名聲顯赫的法國騎士，出生地是意大利，沒有到軍營服役而是在教會裡接受教育。結果她靠著功績或是機運能爬上聖彼得的寶座，她的風流來自天生，很不幸地在街頭生產，情節不管多麼荒謬，也不是沒有可能。


[94]
 　直到宗教改革為止，這個故事始終流傳不息，很多人相信，也沒有觸犯到任何人。若安的女裝雕像置放於西恩納的主座教堂，在一大群教皇之中佔有一席之地。她的名聲為兩位博學的新教徒所摧毀，布隆德爾(1591—1655 A.D.，新教神學家)和貝爾(1674—1760 A.D.，哲學家和智識分子)的批評公正而寬厚，使他們的教友感到極大的憤慨和不滿。施潘海姆和倫芬特很想為引起爭論這個微不足道的原因說幾句公道話，甚至就是莫斯海姆也有一些懷疑。


[95]
 　雙關語產生的爭執有一個新的例證，就是beneficium這個字。教皇將它賜給皇帝腓特烈一世，拉丁文的含意可以指一個合法的采邑，也可以說是單純的善意表示，或是一種合於身份的場面話而已。


[96]
 　維特博的戈弗雷在《萬神殿》中，以利奧體的韻文描寫這種血腥的宴會，戈弗雷的作品在12世紀末葉曾風行一時。但是他所提出的證據說是來自西戈尼烏斯，引起穆拉托裡的疑心倒也不是沒有道理。


[97]
 　皇帝的加冕大典以及10世紀有些獨創的儀式，保存在貝倫加裡烏斯的頌詞中，瓦列西烏斯和萊布尼茨的註釋說明很詳盡。西戈尼烏斯用優美的拉丁文，敘述了遠征羅馬的整個過程，只是時間和事實會出現一些錯誤。


[98]
 　先將肉煮熟，與骨頭分離。大鍋因為有這個用途而成為旅行必備的器具，日耳曼人雖然是為自己準備，也可以用於兄弟或朋友。同一位作者提到，整個撒克遜世系全部在意大利滅絕。


[99]
 　弗裡辛津的奧索主教對意大利的城市寫出過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穆拉托裡對這些共和國的興起時機、發展過程和政府組織，都有詳細而完整的說明。


[100]
 　倫巴第人發明和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輛車子或大車插著一面旗幟，用一隊牛來拖曳。


[101]
 　穆拉托裡所寫的這卷書，包括腓特烈一世最早的歷史，與其他的作品進行對比時一定要特別注意，每個日耳曼或倫巴第的作者難免有自己的愛好和偏見。


[102]
 　在日耳曼公法的巨大迷宮中，引用的作者可以稱得上車載斗量，我認為相信一位可靠的導師，總比抄錄無數的人名和文章要好得多。普費弗爾是《法律和憲政史》一書的作者，就我的瞭解無論依據哪個國家的標準，他都是第一流的學者專家。他的學識淵博而且見解高明，洞悉所有最引人注意的事實，文筆簡潔，用寥寥幾句就能將複雜的情節交代清楚，按照發生的日期按年代記的順序排列整齊，精心編製出非常實用的索引。然而對這本巨著而言，羅伯森博士的陳述不夠完美，但仍然能將這個精巧的輪廓表達清楚。要知道日耳曼的法制體系，順著他所擬訂的軌道前進，已經有很大的改變。我還參考斯特魯維斯的《日耳曼全史》，編輯的工作非常卓越，文中每一頁都用原始的資料加以充實，能夠發揮最大的功效。


[103]
 　然而就個人的意見，不能認為查理四世是蠻族。他在巴黎接受教育以後，就恢復使用波希米亞語，那是他生長的故鄉。皇帝能用法語、拉丁語、意大利語和日耳曼語交談和寫作，而且都同樣純熟。彼特拉克總是形容他是一位舉止文雅和學識高深的君王。


[104]
 　除了日耳曼和意大利的歷史學家之外，薩德神父在《彼特拉克的回憶錄》中，對查理四世的遠征行動的真實情節進行了生動的描述，讀者讀來興趣盎然，絲毫不感冗長之苦。


[105]
 　歐洲共和國的頂尖人物是教皇和皇帝，在君士坦斯的大公會議中，除了他們兩位，沒有更為尊貴的領袖。


[106]
 　發現6000個骨灰甕，都是奧古斯都和麗維婭的奴隸和自由人，他們的職務分得非常精細，有一個奴隸負責稱由皇后的侍女紡織出來的羊毛的重量，而另外一個照管她的寵物哈巴狗。但是這些用人都屬於同一階層，數量不會多過波利奧和倫圖盧斯的奴隸，他們只能證明羅馬城的富裕狀況。


[107]
 　這兩章必須具備阿拉伯的知識，但是我根本不懂東方的語言，只有感激那些學識淵博的學者，他們將有關的書籍譯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我隨時都會注意他們所搜集的文物、所發行的譯本以及所引用的史料。


[108]
 　對阿拉伯有研究的地理學家可以分為三種等級：(1)希臘人和拉丁人：他們保持進步的知識，一脈相傳於阿加泰爾賽德斯(阿拉伯地理學家)、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斯特拉博(64 B.C.—23 A.D.，希臘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狄奧尼修斯(公元前1世紀希臘史學家和修辭學教師)、普林尼(公元1世紀羅馬博物學家，著有《自然史》)和托勒密(公元2世紀希臘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和數學家)這些古今聞名的大師；(2)阿拉伯的作者：他們用熱愛本土或宗教的立場來看待這方面的題材，難免有誇大不實之處，埃迪裡西的《地理學》自從有波科克(英國東方學者)的摘錄本後，我們對譯本或節本深感不滿，但拉丁文和法文的翻譯家像是格裡夫斯(1602—1652 A.D.，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和加蘭德(1646—1715 A.D.，東方學家)，使我們大開眼界，他們譯出阿布·爾菲達的著作，對整個阿拉伯半島有詳盡和正確的敘述，各種資料極為豐富；(3)歐洲旅行家：其中以肖(1694—1751 A.D.，英國旅行家和探險家)和尼布爾(1733—1815 A.D.，德國探險家和科學家)的貢獻最大，比興的編纂非常翔實，丹維爾(1697—1782 A.D.，法國地理學家和地圖繪製家)的地圖是讀者最重要的引導。


[109]
 　色諾芬(431 B.C.—350 B.C.，希臘的將領和歷史學家)和希臘人最早就是在這裡渡過幼發拉底河，現在此處有一座省長的花園。


[110]
 　[譯注]阿拉伯半島從地形上看應該是四邊形，南邊是印度洋，東邊是波斯灣和兩河流域，北邊是地中海，西邊是紅海和蘇伊士運河。


[111]
 　雷蘭(1676—1718 A.D.，東方學家和作家)用極為淵博的學識加以證明：(1)紅海(波斯灣)在古代不過是魯布隆海的一部分，整個向前延伸到無邊無際的印度洋；(2)從希臘原文的字義來看，也可以說是黑色，很可能是指這個地區住著黑種人。


[112]
 　開羅到麥加之間的行程是30天或30站，其中有15站缺乏可以飲用的水源。


[113]
 　普林尼的作品第十二卷全部用來介紹阿拉伯的香料，提到乳香講得特別詳盡。英國最偉大的詩篇《失樂園》，描述東北風把芳香的氣味從賽伯伊海岸吹過來。


[114]
 　阿加泰爾賽德斯的記述非常肯定，說是發現成塊的純金，大小像橄欖或胡桃不等，但是那裡鐵的價值是黃金的2倍，而白銀更是高達10倍。無論那是真實還是虛構出來的，財富都消失了，現在沒有聽過阿拉伯有金礦。


[115]
 　詳細閱讀和研究波科克的《阿拉伯史》，發現有30頁的正文和譯文摘錄自阿布·法拉吉烏斯(1226—1286 A.D.，雅各比派東方總主教、歷史學家)的《王朝》，波科克加上358則註解，《阿拉伯史》成為記述阿拉伯古代事物最重要和最原始的一部著作。


[116]
 　阿里安(公元2世紀羅馬作家，作品有《亞歷山大大帝傳》)曾經提到漢志海岸及亞丁以外的伊克錫法吉人，看來在居魯士那個時代，這些野蠻人已經居住在紅海(指最大的範圍而言)的海岸地區。但是我幾乎不可能相信，查士丁尼在位時，蠻族之中還有食人肉的野人。


[117]
 　達爾維(1635—1702 A.D.，歷史學家和旅行家)在公元1664年時旅行，前往卡爾邁勒山到達埃米爾的營地，描繪貝都因人愉快而原始的面貌，可能取材自尼布爾和沃爾納的原作，這兩位都是最有眼光的敘利亞旅行家。


[118]
 　有關阿拉伯馬可以參閱達爾維和尼布爾的著作，在13世紀末葉，勒吉德的阿拉伯馬已經獲得很高的評價，產於也門的阿拉伯馬強壯而且耐力極強，漢志的阿拉伯馬血統最高貴。歐洲馬的身價逐漸不受重視，只能列在最後的第十級，體型太過碩大，欠缺剽悍的氣勢，它們之所以如此粗壯，是因為需要負荷騎士和全副胄甲的重量。


[119]
 　穆罕默德喜歡飲用牛奶，倒是沒有提到駱駝奶，但麥加和麥地那的飲食在那時已經較為講究。


[120]
 　赫拉克利亞的馬西安算出阿拉伯·費利克斯有164座城鎮，這些城鎮的格局都很小，作者的信心倒很強。


[121]
 　阿布·爾菲達(1273—1331 A.D.，哈瑪的阿拉伯親王、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薩阿納可以與大馬士革相媲美，也門的伊瑪目仍舊住在此地。薩阿納離達法爾有24個帕勒桑(譯按：帕勒桑，波斯長度單位，約為3至4英里)，到亞丁有68個帕勒桑。


[122]
 　美墨拉布或稱馬裡阿巴的周長是6英里，被奧古斯都的軍團摧毀，到14世紀還沒有恢復。


[123]
 　麥地那是先知的城市，適當的稱呼應該是雅斯裡布(希臘人的發音是雅特裡帕)。根據阿布·爾菲達記載的資料，商隊從麥地那到各地的距離，是按照旅站或天數來計算：到巴林是15天，到巴士拉是18天，到庫法是20天，到大馬士革或巴勒斯坦是20天，到開羅是25天，到麥加是10天，從麥加到薩阿納或亞丁是30天，從麥加到開羅是31天或412小時的行程。依據丹維爾的估計，商隊一天行走的距離約為25英里。依普林尼的算法，從乳香產地到敘利亞的加薩有65個駱駝客棧。這種方式除了可以說明事實，還能保有更大的想像空間。


[124]
 　我們對麥加所獲得的概念必定是來自阿拉伯人，因為不信真主的人不允許進入這座城市，所以西方的旅行家保持了沉默。泰弗諾(1633—1667 A.D.，法國旅行家)透露一些信息，全都來自阿非利加改信伊斯蘭教的叛教者，他們的說法並不一定可靠。有些波斯人提到這座城市有6000座房屋。


[125]
 　一位匿名的神學家用阿拉伯人自古以來的獨立，證明基督教具有顛撲不破的真理。學者對於事實要是不抱著置若罔聞的態度，就會去爭辯《舊約》經文的含義(《創世紀》第十六章十二節)，任意擴大可以運用的範圍，成為阿拉伯人世系的根源。


[126]
 　也門王國在公元1173年為薩拉丁的兄弟所征服，他成立一個庫德人的王朝。


[127]
 　也門王國被索利曼一世(1538 A.D.)和謝裡姆二世(1568 A.D.)的部將所滅。帕夏駐守在薩阿納，下屬有21個地方首長，不向政府繳納貢金。土耳其人在公元1630年被趕走。


[128]
 　公元105年圖拉真的部將帕爾馬征服阿拉伯地方，羅馬人建立所謂的阿拉伯行省和第三巴勒斯坦行省，主要的城市是波斯特拉和佩特拉，佩特拉是納巴泰人的都城，這個部族的名字源於以實瑪利的長子。查士丁尼放棄了生長棕櫚的國度，在伊拉哈南邊10天行程之處，羅馬人保留了一位百夫長和一個海關，當地位於麥地那轄區之內。無論是真正行使統治權，還是圖拉真在海上的入侵行動，在歷史記載和獎章中都誇大了羅馬人對阿拉伯的征服。


[129]
 　[譯注]埃及國王拉美西斯二世，希臘人稱為塞索斯特裡斯，公元前1292年繼承塞提一世為王，建立起龐大的帝國。


[130]
 　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很清楚地表示納巴泰族阿拉伯人熱愛自由，他們誓死抗拒安提柯和其子的武力。


[131]
 　伊裡烏斯·加盧斯在麥地那附近登陸，然後行軍近千英里，到達位於默勒卜河和大洋之間的也門。但是賀拉斯(65 B.C.—8 B.C.，羅馬詩人和諷刺詩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提到阿拉伯富於寶藏，仍然是未被征服之地。


[132]
 　「薩拉森人」這個稱呼，托勒密和普林尼使用的對象有一定限制，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公元4世紀羅馬軍人和歷史學家)和普羅科皮烏斯(公元6世紀初期拜占庭歷史學家)把包括的範圍擴大了很多。至於這個名字的源起，有種荒謬的說法稱其是來自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還有人認為是出於一個名叫撒拉卡的村莊，要是來自阿拉伯語倒是比較合理，表示「盜竊」的習性或「東方」的環境。然而最後這個被普遍接受的語源，受到托勒密的駁斥，他顯然很在意薩拉森人居住的西部和南部這片區域，當時是埃及邊界上一個默默無聞的部族。因此這種稱呼並不意味著某種民族的特性，這是外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名字，所以阿拉伯人從不使用，只出現在外國語文之中。


[133]
 　他們僅與波斯人分享談話的藝術。喜歡使用格言和警句的阿拉伯人，可能瞧不起德謨斯提尼(384 B.C.—322 B.C.，雅典辯論家、演說家和政治家)那種簡練精闢的邏輯語言。


[134]
 　我必須提醒讀者，達爾維、德貝洛(1625—1695 A.D.，東方學家)和尼布爾，用生動的詞句來描述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體制，從穆罕默德傳記中很多不經意的段落即可見一斑。


[135]
 　研讀《約伯記》的第一章，還有塞索斯特裡斯從佩魯西烏姆到赫利奧波利斯，建造有長度有1500斯塔迪亞的邊牆。希克索斯這個名字的含意是「牧人之王」，他們之前曾征服埃及。


[136]
 　要是根據另外一種資料，由兩位出生在第9世紀和第10世紀的歷史學家寫出的阿拉伯人的戰史，則有1200次戰鬥。其中以達希斯和賈布拉赫的戰爭最為著名，發生的原因是兩匹馬，延續40年之久，最後用一句格言表示戰事已經結束。


[137]
 　尼布爾就當代的阿拉伯人對謀殺所採取的報復行為的理論和實行在著作中有詳盡的敘述。薩萊(1697—1736 A.D.，東方學家)的《評論集》指出，從《古蘭經》可以得知，古代的阿拉伯人表現出更為嚴苛的面貌。


[138]
 　普羅科皮烏斯把兩個神聖的月份放在夏至的前後。阿拉伯人認為一年有4個聖月，那就是1月、7月、11月和12月，因此可以拿這個做借口，在漫長的歲月之中，違犯休戰規定也不過4次或6次而已。


[139]
 　阿里安在公元2世紀時，提到阿拉伯的各種方言有局部或整體的差異。波科克、卡西裡(1710—1791 A.D.，圖書館館長)和尼布爾對他們的語言和文字有冗長的論述，我稍微提到一點，說實話，我不願做應聲蟲。


[140]
 　[譯注]阿拉伯字母為一種裝飾用字體，可以橫寫或直寫，與幾何圖形和花草配合，把字母變成藝術作品。


[141]
 　伏爾泰的《札迪吉》記述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證明阿拉伯人天生精明能幹。達爾維和拉洛克(1661—1745 A.D.，旅行家)，並不認為貝都因人有什麼值得吹噓的地方。阿里的169句格言(奧克利譯為英文，公元1718年在倫敦出版)，對於證明阿拉伯人的睿智倒是中肯而有份量的證據。


[142]
 　波科克和卡西裡談到穆罕默德之前的詩人。威廉·瓊斯(1746—1794 A.D.，英國東方學家)爵士在英國出版天房的7首詩，但是他為了完成到印度的光榮任務，使我們無法看到他所寫的註釋，這要比晦澀難解的原詩有趣得多。


[143]
 　卡布和希斯努斯同樣因慷慨好施而知名於世，阿拉伯詩人用高雅的韻文對後者讚不絕口。


[144]
 　我們現在要想知道古代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可以參閱波科克的著作，內容深奧而淵博，經過薩萊的解說更為簡潔明白，阿塞曼尼為其加上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註釋。


[145]
 　希臘原文對於這所廟宇的性質和位置說得很清楚，但讓我感到百思不解之處，是從古到今很多人讀到這段非常奇特的文章，為什麼沒有加以注意和運用。然而阿加泰爾賽德斯忽略了這座著名的廟宇，狄奧多魯斯倒是摘錄了其他作品加以敘述，難道西西里人比埃及人對這件事知道得更清楚？天房的起造真是在羅馬建城650—746年(譯按：103 B.C.—7 B.C.)？確實的時間是否都按照各自的史料？


[146]
 　從穆罕默德逝世開始計算，荷美萊特人統治結束的時間是公元前68年，要是從他出生算起是公元前129年。現在的帷幕是用絲綢和黃金製作，古代不過是一塊埃及的亞麻布。


[147]
 　天房最早的圖案是一張土耳其人繪製的草稿，雷蘭獲得最可靠的資料加以修正和解釋。為了描述天房並且證實有關的傳說，我參考了波科克、德貝洛和薩萊的著作。


[148]
 　科薩是比穆罕默德高五輩的祖先，必定在公元440年篡奪天房的管理權，詹納比和阿布·爾菲達對這件事有不同的說法。


[149]
 　提爾的馬克西穆斯在公元2世紀提到阿拉伯人，就說他們崇拜一塊石頭，後來引起基督徒的回應，用非常憤怒的口氣同聲加以指責。然而這種石頭與敘利亞和希臘受到重視的隕石並沒有多大不同，異教流行的古代把著名的隕石視為神聖的物品。


[150]
 　學識淵博的約翰·瑪夏姆(1602—1685 A.D.，英國編年史家)爵士，曾經深入探討犧牲和血祭這兩個可怖的主題。桑喬尼索認為腓尼基人的犧牲是以克羅努斯做榜樣，但是我們不知道克羅努斯所處的時期，是在亞伯拉罕之前還是之後，或者他是否真正存在。


[151]
 　波菲利(243—305 A.D.，希臘新柏拉圖學派哲學家)譴責殺人祭神，但他認為羅馬人也有這種野蠻的惡習，只是在羅馬建城第657年(譯按：公元前96年)後遭到禁止。托勒密和阿布·爾菲達注意到杜米薩這個地點，也可以在丹維爾的地圖上找到，位於卡伊巴和塔德穆爾之間的沙漠中央。


[152]
 　普羅科皮烏斯、埃法格裡烏斯和波科克證實阿拉伯人在公元6世紀時，還用活人當作犧牲。阿卜杜勒身處危險的狀況而趕緊逃走，合於傳統但並非事實。


[153]
 　索利努斯也提到禁吃豬肉的習俗，引用普林尼非常奇特的臆測，說阿拉伯半島不生長豬。埃及人出於自然和迷信的厭噁心理，認為豬是不潔的動物。古老的阿拉伯人同樣實施齋戒淨身的儀式，穆斯林的律法將之視為虔誠的舉動。


[154]
 　伊斯蘭教的神學家並不喜歡談論這個題目，但他們認為割禮是救贖的必要行為，甚至提出借口說穆罕默德迥異於常人，天生就沒有包皮。


[155]
 　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以希臘人好奇而淺薄的眼光看待他們的宗教。迦勒底人的天文學家有很大的貢獻，他們運用理性的望遠鏡，懷疑太陽到底是行星還是恆星。


[156]
 　迦勒底人觀察星象的時間早在公元前2234年，等到亞歷山大奪取巴比倫以後，基於亞里士多德的要求，希臘人與天文學家希帕庫斯開始交往，那真是科學史上重要的時刻!


[157]
 　波科克、霍廷吉(1620—1667 A.D.，東方學家)、海德(1636—1703 A.D.，英國東方學家)、德貝洛和薩萊只是激起我們的好奇心，並非滿足我們的求知慾，像是最後這位作者，誤以為薩比安派的教義是阿拉伯的原創宗教。


[158]
 　[譯注]塞特是亞當的兒子，名字的意思是「神給我另外一個兒子代替亞伯，因為該隱殺了他」；以諾是該隱的兒子，該隱建一座城就用兒子的名字，可以參閱《舊約·創世記》第四章。到公元2世紀時，諾斯替教派用他們的名字寫出一些經典。


[159]
 　丹維爾對於這群難以理解他們信仰的基督徒，倒是指出他們定居的位置，阿塞曼努斯對他們的教義做出解釋。但是對一個無知的民族，要想確定他們所信奉的教條，真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因為這個民族基於畏懼和羞愧，不願破壞應該保守秘密的傳統。


[160]
 　祆教在巴林這個行省有很穩固的基礎，同時與古老的阿拉伯人混雜在一起。


[161]
 　波科克從夏裡斯塔尼、霍廷吉、德貝洛、巴納熱和薩萊獲得有關的資料，詳盡敘述猶太人和基督徒在阿拉伯半島的處境。


[162]
 　他們把奉獻祭品當成行為的準則，是為了邪惡偶像的利益而欺騙真主，這個邪惡偶像並非具備大能，只是一個易怒和性急的守護神。


[163]
 　我們現存無論是出於猶太人還是基督徒的譯本，顯然要比《古蘭經》更為晚近，但是由推論得知，更早的時期就有翻譯的經文存在。(1)猶太會堂恆久以來保有的習慣，就是用當地通俗的語言來說明希伯來文的整節經文；(2)亞美尼亞語、波斯語和埃塞俄比亞語的各種譯本完全類似，第5世紀的神父都在引用，並且證明《聖經》已經譯成各種蠻族語言。


[164]
 　霍廷吉的《東方史》也有不實的記載，然而狄奧菲尼斯這位最早說謊的希臘人，也承認穆罕默德的世系出於以實瑪利。


[165]
 　阿布·爾菲達和加尼爾(1670—1740 A.D.，英國東方學家)都敘述了先知的家譜，不僅眾所周知而且獲得充分的證明。我要是在麥加就不會爭論它的真實性，因為人在洛桑所以提幾點說明：(1)從以實瑪利到穆罕默德相隔2500年，他們計算中間有30代而不是75代；(2)現代的貝都因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歷史，也不在意他們的世系和輩分。


[166]
 　這段歷史或神話的源起出於《古蘭經》第一○五章，加尼爾譯出阿布·爾菲達對這一部分史實的記事，或許來自德貝洛和波科克的著作，特別引用作為例證。普裡多(1648—1724 A.D.，東方學家)認為這段話是穆罕默德幻想的產物，也可以說就是謊言。但薩萊可算是半個穆斯林，攻擊這位神學家的信仰有矛盾之處，因為普裡多對於德爾斐的阿波羅神讖，完全相信他所顯現的奇跡。於是馬拉西(1612—1700 A.D.，東方學家和歷史學家)把象年的奇跡視為魔鬼的傑作，逼得穆斯林只得承認，真主不會保護天房的偶像來對抗基督徒。


[167]
 　最可靠的年代，就阿布·爾菲達、亞歷山大和希臘人的說法是882年(譯按：這是塞琉卡斯紀元，以公元前312年或前311年為起算點，這是希臘和東部地區通用的紀元)，波克特·納塞爾或納博納賽爾認為是1316年(羅馬建城)，這些都可以引導到公元569年。古老的阿拉伯曆法已經無人知曉，不可能支持本篤會教士的觀點。他們從月份和星期的換算，推斷出穆罕默德的生日是公元570年11月10日，但這個日期與希臘人說的882年一致，伊瑪辛(薩拉森人歷史學家)和阿布·法拉吉烏斯都持這種說法。雖然我們可以用來改進現有的年表，但很可能不識字的先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紀。


[168]
 　[譯注]卡蒂嘉嫁給穆罕默德時已經40歲，後來還是給他生了4男4女共8個小孩。4個兒子在襁褓中夭折，4個女兒中以法蒂瑪最為知名。


[169]
 　有人相信穆罕默德能讀或是能寫，顯然是沒有看過《古蘭經》第七、第二十九、第九十六等章。這些經文和索納的聖傳，都被阿布·爾菲達、加尼爾、波科克、雷蘭和薩萊這些學者接受，毫無疑問地得到承認。幾乎只有懷特(1745—1814 A.D.，東方學家、班浦頓Bampton講座教授、編輯)拒絕相信先知不識字，指控他是騙子，然而他所提出的論點使人無法滿意。


[170]
 　布蘭維利耶(1658—1722 A.D.，書信家、歷史學家和神秘論者)伯爵引導他的阿拉伯門生，方式就像費內隆的特列馬庫斯或拉姆齊的居魯士一樣。他前往波斯宮廷的旅行可能是虛構之事，對於他驚訝的言辭，我也無法查明是出於何種情況。幾乎所有的阿拉伯作者，無論是穆斯林或基督徒，都提到穆罕默德到敘利亞的兩次旅行。


[171]
 　我沒閒暇來追隨傳聞和臆測，無法指出麥加不信真主的人所指控和懷疑的外鄉人。甚至就是普裡多也提到，交易的過程必定機密，整個場面發生在阿拉伯的腹地。


[172]
 　阿布·爾菲達記述在希拉山發生的情況。然而穆罕默德沒有聽過伊吉麗亞的巖洞，努馬在那裡接受神諭；也不知道埃笛恩山，這是密諾斯與約夫會談的地點。


[173]
 　薩萊引用阿爾·貝達威和其他註釋者的話，為穆罕默德辯護，但是我不知道，信奉《塔木德經》的猶太人那些最卑微和荒謬的傳統，能夠發生那麼大的影響力。


[174]
 　科呂狄異端被一些婦女從色雷斯帶到阿拉伯，這種稱呼是借用一種糕餅的名字，她們用來當供品獻給女神。波斯特拉的貝裡盧斯主教和有些人，就用這個當作借口，解釋阿拉伯是一個易於產生異端邪說的地方。


[175]
 　《古蘭經》的三個神很明顯是用來駁斥天主教的奧秘，阿拉伯的註釋家認為他們是父親、兒子和瑪利亞，如同他們所說，有些蠻族在尼斯會議以後，還堅持這種異端的三位一體。但坦誠的博索布勒否認聖母會的存在，他從羅哈意為「聖靈」這個詞獲得錯誤的聯想，在一些東方的語言中這個詞是陰性，在拿撒勒派的福音書裡借來稱呼基督的母親。


[176]
 　這些都是亞伯拉罕的理念，看來他的個性具有哲學思想，所以他在迦勒底首先反對偶像崇拜。


[177]
 　波科克、奧克利、雷蘭和夏爾丹(1643—1713 A.D.，法國珠寶商及旅行家)譯出最正統的信條。真主的無可比擬是唯一真理，馬拉西對其以自己的形象造人這一點有很愚蠢的批評。


[178]
 　雷蘭、薩萊和夏爾丹都提到，波斯人增加「阿里是真主的代理人」，然而信仰的條款裡並沒有嚴格限定先知的人數。


[179]
 　《以諾記》應該是聖書，使徒聖猶大曾經引用，據稱辛瑟拉斯和斯卡裡傑看到一份帶有傳奇性質的殘本。


[180]
 　瑪夏姆解釋諾亞的7條箴言，在這種狀況下，他對塞爾登的學識和輕信全部採納。


[181]
 　德貝洛的《百科全書：聖經書目》有關亞當、諾亞、亞伯拉罕和摩西等項目，以穆罕默德富於幻想的傳說來修飾，他的宗教就是用《聖經》和《塔木德經》作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182]
 　這些真正和偽造的福音書，科特勒用希臘文和賽克用阿拉伯文將它們出版，因為他們認為我們現用的版本，比起穆罕默德的作品更為晚近。然而穆罕默德在《古蘭經》引用福音書的章節，吻合早期的狀況，包括基督在宗教發源地的談話，完全是活生生帶有泥土的味道。


[183]
 　《古蘭經》只是很隱晦地加以暗示，而遜尼派的聖傳很清楚地加以說明。在12世紀時，聖伯納德譴責聖靈懷胎，認為是大膽僭越的異常之事。


[184]
 　可以參閱《古蘭經》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經文，這種措辭表達的方式很符合幻影派的體制。但註釋者相信有另外一個人，是朋友也可能是敵人，以耶穌的樣子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們在聖巴拿巴的福音書上讀到這個傳說。聖巴拿巴的福音書早在伊裡納烏斯時代就已存在，可能出於伊比奧尼派異端之手。


[185]
 　這種指控隱約地出現在《古蘭經》中，但無論是穆罕默德還是他的追隨者，對於基督徒所懷疑的事項，就他們的語言和批評的能力，都沒有精通到能發生任何影響，何況這些都是捕風捉影的事。然而阿里烏斯派和聶斯托利派的信徒可能提到一些傳聞，大字不識的先知也可能接受摩尼派極為大膽的主張。


[186]
 　《舊約》和《新約》裡的預言被伊斯蘭教徒的無知或欺騙加以曲解，他們運用先知對帕拉克勒特或聖靈的應許，說它已經被孟他努派和摩尼教的信徒所篡奪。從這兩教派的希臘名字來看，很容易改換字母，就成為穆罕默德這個希臘譯名的語源。


[187]
 　[譯注]《古蘭經》一共有114章經文，順著長度的遞減來安排，早期的啟示通常較短，可以說是一部倒寫的歷史。麥加時期的啟示偏重精神的詩體風格放在後面，而麥地那時期偏重實際的散文形式放在前面，閱讀的時候通常由後向前。每一個獨立的章節都有一個主題，用來敘述一條教義、念出一段祈禱、宣佈一條法令、譴責一個仇敵、指示一種程序、講述一個故事等，所以整本經文的特性是雜亂無章而且前後重複。


[188]
 　阿拉伯有一個教派被說服，人類用筆寫出的文章可能不亞於或超越《古蘭經》。瑪拉西(辯論之辭對譯者而言是很難的工作)嘲笑最受讚譽經文的押韻顯得矯揉造作。


[189]
 　米凱利斯查出很多埃及的意象，諸如象皮病、草紙、尼羅河和鱷魚等。這種語言被曖昧地稱為阿拉伯-希伯來語。同類語言的相似之處，在幼年期比在成熟期更容易分辨。


[190]
 　普裡多呈現出困惑的狀態，馬拉西以學術作為工具，經文否認穆罕默德的奇跡時他就明確肯定，當經文證實有奇跡時他則曖昧含混。


[191]
 　穆罕默德的夜行有很詳盡的記述，阿布·爾菲達想要把這件事看成一種幻覺，普裡多用來證明《古蘭經》是多麼荒謬，加尼爾引述狂熱的詹納比，說如果否認這樣的夜行，就是否定《古蘭經》，然而《古蘭經》只是降下神秘的暗示，沒有指出地點是天國、耶路撒冷或是麥加。聖傳那種天馬行空的結構只有很淺薄的根基。


[192]
 　將現在或過去的狀況用於未來是預言的風格，穆罕默德對這方面有精闢的見解。修辭的比喻可以將幻想轉變成為事實，據說已經為最受尊敬的目擊證人所證實。波斯人把這件事仍舊當成節期來慶祝，加尼爾將傳說加以冗長地記述，用來證明詹納比對信仰的輕易接受。然而一位伊斯蘭教的神學家，已經斥責主要證人毫無信用可言。學養俱佳的詮釋者滿足於《古蘭經》的言簡意賅，阿布·爾菲達的沉默無愧於君王和哲學家的身份。


[193]
 　阿布·法拉吉烏斯在《阿拉伯簡史》所述，以及他的懷疑論點，波科克的註釋可以證實，而波科克的看法來自最純正的權威著作。


[194]
 　這些戒律像是朝聖、祈禱、齋戒、佈施和淨身最可信的記載，是馬拉西、雷蘭和夏爾丹從波斯和阿拉伯神學家的作品中摘錄出來。馬拉西是個心存偏見的指控者；身為珠寶商的夏爾丹，用哲學家的眼光來看待這些行為；雷蘭是智慧過人的學生，在烏得勒支的小室中神遊整個東方世界；圖內福爾(1656—1708 A.D.，法國旅行家)第14封信敘述在土耳其所見到的宗教狀況。


[195]
 　穆罕默德譴責基督徒，說他們除了神以外，還把牧師和僧侶視為自己的主子，然而馬拉西為禮拜的儀式提出辯解，特別對教皇大力維護，同時從《古蘭經》引用惡魔或撒旦的例子，因為他拒絕敬拜亞當而從天國貶到地獄。


[196]
 　薩萊對《古蘭經》第五章的註釋，參考賈拉洛汀和阿爾·貝達威的權威著作，德貝洛宣稱穆罕默德譴責靠宗教為生的人。伊斯蘭教出現成群結隊的托缽僧和苦行僧，那是伊斯蘭教紀元300年以後的事。


[197]
 　馬拉西出於嫉妒的心理，特別提到羅馬天主教的佈施更為慷慨，像是有15所大醫院接納數以千計的病人和朝聖客，每年為1500名少女準備嫁妝，有56所貧民學校招收男女學生，120個慈善社團用來救濟貧苦的同胞。倫敦的慈善事業包括的範圍更為廣泛，但是我怕這方面主要還是出於人道的關懷，並不完全是宗教的關係。


[198]
 　希羅多德(484 B.C.—430 B.C.，希臘史學家)的輪迴之說，是非常逼真的地獄景象，埃及人和希臘人，還有古代的詩人和哲學家，已經用想像將它繪製出來。


[199]
 　《古蘭經》提到極為明智的奇跡，能夠滿足亞伯拉罕的好奇，也能堅定他的信仰。


[200]
 　坦誠的雷蘭證實下列數事：穆罕默德詛咒所有不信真主的人；魔鬼到最後還是得不到拯救；樂園不僅僅只有肉體的歡樂；婦女的靈魂可以永生。


[201]
 　拒絕為不信真主的親屬祈禱是合理行為，按照穆罕默德的觀點，這是先知應盡的責任，可以拿亞伯拉罕作為榜樣，他指責自己的父親是上帝之敵。


[202]
 　在我開始探討先知的歷史之前，有義務要提出證據肯定我在這方面的能力。出現《古蘭經》的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譯本之前，已經有這方面的歷史論文，馬拉西、薩瓦裡和薩萊這三位譯者，對原作者(穆罕默德)的語文和個性都有深入的研究。普裡多和布蘭維利耶伯爵寫出兩本有專業水平的《穆罕默德傳》，但是他們表達的意願完全相反，一個人要證明他是江湖騙子，另一位想肯定他是英雄人物，這樣一來就會貶損學者的知識和伯爵的聰明。德貝洛的論文主要採用諾瓦裡和密孔德(1433—1498 A.D.，波斯歷史學家)的作品。但是我們最可靠和最有價值的嚮導是加尼爾，他是一個法國人，卻在牛津大學擔任東方語文的教授，在兩本精心撰寫的作品中，他對阿布·爾菲達和阿爾·詹納比的阿拉伯本文，完成翻譯、解釋、說明和補充，須知阿布·爾菲達是一位開明的君主，從公元1310—1332年在哈瑪統治著敘利亞。詹納比是汲取別人意見的神學家，在公元1556年訪問麥加。以上這些人可以保證我能完成工作，好奇的讀者可以追循時間的次序和章節的先後，滿足求知的慾望。然而我必須聲明，無論阿布·爾菲達或詹納比都是現代的歷史學家，不必遷就伊斯蘭教紀元1世紀的作家。


[203]
 　普裡多在希臘人之後揭露穆罕默德妻子心中的懷疑，布蘭維利耶則像是先知的私人顧問，極力主張卡蒂嘉及第一批門徒具有高尚和愛國的情操。


[204]
 　阿拉伯人這個平凡的名稱，用適當隱喻加以轉換就成為國家的棟樑。我盡其所能在拉丁文或法文的譯文中，保存阿拉伯的一般成語和專有名詞。


[205]
 　《古蘭經》的經文為了有利於信仰自由，表現得鏗鏘有力而且節數繁多，還要加上馬拉西和薩萊的註釋，僅僅這種特性就能解決學術方面的疑點，不論這一章是在麥加還是在麥地那降示。


[206]
 　參閱《古蘭經》第七章以及阿拉伯人的聖傳，薩穆德族的洞穴高度與一般人差不多，位置在麥地那到大馬士革的半途上，可能是史前時代的穴居人所為。


[207]
 　《古蘭經》第三十一章提到，在約伯那個時代，阿拉伯的官員要懲處犯有褻瀆神聖之罪的人。我為某位可敬的高級教士感到羞愧，他竟然贊同並推崇這種教長主持的審問活動。


[208]
 　第二任哈里發歐麥爾制定伊斯蘭教紀元，模仿基督教用基督出生的年代來計算紀元的做法，開始的日期是穆罕默德逃亡前的第68天，當作阿拉伯紀年的穆哈蘭月1日或元月1日，這一天也就是公元622年7月16日星期五。


[209]
 　普裡多咒罵騙子的不義惡行，說他侵佔了兩個孤兒的財產，他們是一個木匠的兒子。這件事在公元1130年以前並沒有人過問，但是誠實的加尼爾表示大家沒有弄清楚Al Nagjar這個詞的意義，所以才產生誤會。這個詞在此不是指有一次低廉的交易，而是指有一個高貴的阿拉伯部族。阿布·爾菲達形容這塊地處於荒蕪的狀況，他可敬的詮釋者引用阿爾·波卡裡證明曾經出價，引用詹納比的看法是很公平的買賣，引用艾哈邁德·本·約瑟夫的說法是慷慨的阿布·伯克爾付了錢。基於這些理由，先知已經洗清嫌疑。


[210]
 　詹納比形容印璽和講壇是真主使徒最珍貴的兩件遺物，阿布·爾菲達對穆罕默德的庭院做了很詳盡的描述。


[211]
 　《古蘭經》第八章和第九章氣焰最高漲，言辭最激烈，馬拉西一副正氣凜然的樣子，毫無顧忌痛責江湖騙子的表裡不一。


[212]
 　《申命記》第十和第二十章，在實質上是對約書亞和大衛等人的評述，當前虔誠的基督徒在讀過以後，只感到敬畏而無法獲得滿足。但是主教如同那個時代的猶太法師，帶著愉悅和勝利的心情敲響教會的戰鼓。


[213]
 　使徒的私人軍械庫有9把劍，3根長槍，7根矛或短矛，1個箭囊和3張弓，7副胸甲，3面盾牌，2個頭盔，還有1個很大的白色隊標，1面黑旗以及20匹馬。他有兩句鼓舞英勇戰鬥的格言，記錄在聖傳裡。


[214]
 　《古蘭經》用嚴厲的語氣宣示宿命論的教義，有些宗教拿這個問題做文章，然後相互攻訐不休。雷蘭和薩萊表達出神學家的看法，我們那些近代的旅行家描述土耳其人的信心，然而信心卻日益低落。


[215]
 　詹納比認為穆罕默德有70到80匹馬，在奧胡德戰役之前發生過兩次戰役，他各徵召30及500名騎兵。然而穆斯林在奧胡德戰場，按照阿布·爾菲達比較正確的看法，只不過有兩匹馬。漢志是岩層遍佈的行省，駱駝的數量很多，但是比起阿拉伯的農耕地區和沙漠地區，馬匹的使用並沒有那樣普遍。


[216]
 　貝德爾·胡尼尼離麥地那有20英里，到麥加是40英里，位於商隊到埃及的主要路線上。朝聖客每年在這個紀念節日，用提燈遊行和施放煙火來慶祝先知的勝利。


[217]
 　《古蘭經》表達的方式不夠嚴謹，使註解者可以將天使的數目說成1000、3000或9000，就算最少的援助也足以殺死70個古萊西族人。然而同一群註解家表示，這些成群結隊的天使，凡人的眼睛根本看不見。他們後來又在措辭方面加以改進：「並非汝乃是真主。」諸如此類。


[218]
 　阿布·拉費是穆罕默德的僕人，他非常肯定地表示，事後他和其他7個人想把門從地上抬起來，但是根本搬不動。阿布·拉費是目擊證人，但是又有誰能證明阿布·拉費的話？


[219]
 　伊瑪辛和偉大的阿爾·扎巴裡都證實猶太人的被逐確有其事，然而尼布爾認定卡伊巴的部落仍舊信奉猶太人的宗教，而且屬於卡拉派，對於商隊的搶劫，摩西的門徒成為穆罕默德的同黨。


[220]
 　在征服麥加以後，伏爾泰憑著想像認為穆罕默德犯下滔天大罪，這位詩人承認他的說法並沒有歷史的事實根據。他的行事原則談不上仁慈也不夠明智，有的地方能夠表示尊敬的態度，還是在於英雄人物的名氣和那些民族的宗教。我聽說在巴黎的土耳其大使對這件作品感到極為憤慨。


[221]
 　伊斯蘭教的宗教學者對於麥加的歸順，是出於武力的攻佔還是談判的同意，仍舊一直爭辯不休。這種口頭的吵鬧倒是常見之事，我們對征服者威廉還不是抱著這種態度？


[222]
 　基督徒被驅出阿拉伯半島，或不能停留在漢志這個行省，或是不能在紅海上航行，夏爾丹和雷蘭對這個問題比起穆斯林持有更嚴格的看法。基督徒可以毫無顧忌前往摩卡的港口，甚至還有人撤到格達，只有麥加這個城市及郊區，不容許異教徒進入。


[223]
 　阿布·爾菲達和加尼爾都提到塔耶夫的圍攻和戰利品的分配，詹納比談起達瓦族的攻城器具和工程人員。塔耶夫這片肥沃的地區隸屬於敘利亞，現在已經分離，陷入滾滾洪流之中。


[224]
 　阿布·爾菲達、加尼爾、伊瑪辛和阿布·法拉吉烏斯的著作，對於穆罕默德最後的征戰和朝聖都著墨甚多，伊斯蘭教紀元第九年稱為「使節年」。


[225]
 　艾哈邁德·本·約瑟夫證實有發給「安全居住執照」一事，但是阿布·爾菲達和伊瑪辛一樣，雖然承認穆罕默德關心基督徒的狀況，但只提到和平與貢金。公元1630年森尼塔在巴黎出版穆罕默德所發執照的原文和譯本，證明對基督徒的善意表現。薩爾馬斯(1588—1653 A.D.，古典文學家和學者)和格勞修斯(1583—1645 A.D.，荷蘭法學家和歷史學家)站在反對的立場，前者相信確有其事，後者大事抨擊。霍廷吉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雷諾多(1646—1720 A.D.，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力言穆斯林都同意這種做法，但是莫斯海姆表示這些人的意見一無是處，認為出版的資料出於偽造。阿布·法拉吉烏斯引用這位騙子與聶斯托利派教長所訂的條約，但是阿布·法拉吉烏斯是雅各比派的總主教。


[226]
 　狄奧菲尼斯、佐納拉斯和另外一些希臘人，異口同聲地說穆罕默德患有癲癇，立場極為偏袒的霍廷吉、普裡多、馬拉西和阿科朗，全都輕信這種無聊的謠言。《古蘭經》有兩章的標題(「關懷」和「掩蓋」)，很難作為解釋之用。穆斯林註解家的保持沉默和不予理會，比起斷然的否認更能產生決定性的結論。奧克利、加尼爾和薩萊採取了比較仁慈的立場。


[227]
 　阿布·爾菲達、詹納比和熱誠的信徒坦承確有下毒之事。


[228]
 　希臘人和拉丁人杜撰和傳播了一個庸俗而荒謬的故事，說穆罕默德用鐵做的墳墓，靠著磁石發生的作用，飄浮在麥加的上空。根本無須任何合理的調查，就可戳穿這個謊言：(1)先知並沒有埋葬在麥加；(2)他的墳墓在麥地那，有數百萬人朝拜過，都知道是在地面上，加尼爾的作品裡有詳盡的敘述。


[229]
 　如果朝聖客要去朝拜先知和同伴的墳墓，詹納比列舉很多條應盡的責任，這位博學的詭辯家裁定，這種虔誠的行動是神聖的義務和功德。宗教學者對於麥加或麥地那何者較佳，意見不一。


[230]
 　阿布·爾菲達和加尼爾都曾敘述穆罕默德最後的患病、逝世和葬禮，那些私下和令人關心的情節，來自艾莎、阿里和阿拔斯的兒子。他們都住在麥地那，先知亡故以後他們又在世上活了很多年，可能對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朝聖客重複過這件令人肅然起敬的往事。


[231]
 　伏爾泰的作品汗牛充棟，在幾個地方把年老的先知比擬為托缽僧。


[232]
 　加尼爾同樣用公正的史筆，記載先知充滿人性的法律，以及在他的指使和批准之下對卡布和蘇富揚進行謀殺。


[233]
 　關於敘述穆罕默德的家庭生活，參考加尼爾的著作以及阿布·爾菲達的相關章節，包括他的飲食、子女和妻室；他與澤妮布的婚姻；他對瑪麗的寵愛；他對艾莎的錯誤指控。處理最後3件事的原始證據，包括在《古蘭經》第二十四、第三十三和第六十六章之中，還有薩萊的評注。普裡多和馬拉西帶有惡意誇大穆罕默德在品德上的缺失。


[234]
 　[譯注]穆罕默德用多妻制度來平衡兩性之間過高的死亡差異率，尤其是熱帶地區女性生殖力的早衰，同時從《古蘭經》的經文中可以看出他嚴禁蓄妾。至於規定4位妻室，他自己並不受此一規定的約束。


[235]
 　薩萊簡述婚姻和離婚的法律，對於塞爾登的著作感到好奇的讀者，會認出其中有很多猶太人的條例和習俗。


[236]
 　在一個極其出名的案例中，哈里發歐麥爾裁定所有非直接的推定證據都沒有效力，全部4個證人必須確實親眼看見性交的行為。


[237]
 　這份阿拉伯歷史綱要來自德貝洛的《東方圖書書目》(按照阿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和阿里等名目)，還有就是阿布·爾菲達、阿布·法拉吉烏斯和伊瑪辛的編年史(按照伊斯蘭教紀元適當的年代)，特別是奧克利的作品《薩拉森人的歷史》。然而我們必須仔細衡量敵對派系的聖傳，這道歷史之河離開源頭已經很遠，顯得更渾濁不清。約翰·夏爾丹爵士過於忠實，竟然全盤接受現代波斯人的傳聞和謬誤。


[238]
 　奧克利雖然有點猶豫，還是認為阿布·塔勒布之子阿里說出169則格言，翻譯成英文(列在他第二卷作品的後面)。他的序文表現出翻譯家的熱情，讓這些格言刻畫出一個凡人的生活，使他那深沉的性格躍然紙上。


[239]
 　[譯注]亞倫是摩西的兄長，無論是《聖經》還是《古蘭經》都將他奉為先知和神的祭司。


[240]
 　奧克利從一份阿拉伯文手稿，得知艾莎反對她的父親接替使徒的位置。這樣的事實很難讓人相信，所以阿布·爾菲達、詹納比和阿爾·波卡裡都避而不提，特別是波卡裡還引用艾莎的聖傳。


[241]
 　特別受到他的朋友和堂兄弟阿卜杜勒的指責，阿卜杜勒是阿拔斯的兒子，死於公元687年，在穆斯林中獲得的頭銜是顯赫的宗教學者。在阿布·爾菲達的著作中，阿卜杜勒簡述當年處於緊急情況之下，阿里忽略他那有益的勸告和意見。


[242]
 　我懷疑這兩位長者並不是指確有其人的兩位顧問，而是他的兩位前任阿布·伯克爾和歐麥爾。


[243]
 　我們在上個世紀的所有旅行家，都會說明波斯人的宗教分裂，特別是夏爾丹的作品第二卷和第四卷。尼布爾在這方面的功勞雖不算大，但他的優點是作品完成於近期，正好在奈迪爾沙王想要改變國家的宗教，卻沒有達成所望企圖之後的1764年。


[244]
 　[譯注]什葉派起源於阿里和侯賽因的謀殺案，他們認為穆罕默德是真主選擇的使徒，先知的子孫承襲他的精神和宗旨，繼承他在伊斯蘭教的領導權，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除了阿里以外，其餘的哈里發都是篡奪者。加上地域和政治的影響，掌握波斯、埃及和印度的伊斯蘭信仰，更與正統的遜尼派形成水火不兼容的對立狀況。


[245]
 　歐麥爾成為魔鬼的名字，謀殺他的人反而被奉為聖徒。當波斯人在練習箭術時，經常大叫道：「要命中歐麥爾的心臟!」


[246]
 　[譯注]伊斯蘭教的派別眾多，尤其是什葉派成為反對國家與既定秩序的宗教表達方式；遜尼派就原意而言是「順從」，代表著伊斯蘭正統教義，承認最早4位哈里發的合法地位。


[247]
 　雷蘭舉例說明功績的等級很明確標示在信條上，奧克利加入一個遜尼派的論點。在過了40年以後，倭馬亞家族不再咒罵阿里的過失，只有少數土耳其人還敢誹謗他是個不信真主的人。


[248]
 　丹維爾認為綏芬平原是普羅科皮烏斯所說的蠻族平原。


[249]
 　阿布·爾菲達是持溫和立場的遜尼派信徒，對於阿里的埋葬提出不同的意見，但是認為墳墓應該是在庫法。


[250]
 　波斯所有的暴君從多拉特到奈迪爾沙王，掠奪人民的財富來修飾阿里的墳墓，銅製圓頂經過鍍金變得閃閃發亮，反射著陽光，在很多英里以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251]
 　麥什德·阿里這座城市離庫法廢墟約有5到6英里，位於巴格達的南方120英里，從規模和形式看來有點像現代的耶路撒冷。麥什德·侯賽因在30英里外，不僅範圍更大，人口也更多。


[252]
 　我將奧克利令人興趣盎然的敘述加以刪減，他的記載冗長而又詳盡，但細節中最難體現悲慘之處。


[253]
 　丹麥人尼布爾可能是唯一敢親身探訪麥什德·阿里和麥什德·侯賽因的歐洲旅行家。這兩個墓地都掌握在土耳其人手裡，為了收稅，他們容忍波斯異端的朝聖行動。侯賽因的忌日是重要的節慶，約翰·夏爾丹爵士的敘述真是有聲有色，我對這位旅行家讚不絕口。


[254]
 　德貝洛的《東方圖書書目》在伊瑪目這個項目下面敘述傳承的過程，至於12個伊瑪目的平生事跡，分別列在他們的名字下面。


[255]
 　[譯注]什葉派視阿里和法蒂瑪所生的兒子和後裔為伊瑪目，第六代的伊瑪目雅法於公元765年去世後，他的部從分為兩派：擁護次子穆薩就奉他與他的後裔為正統，傳到第12任的瑪哈迪在狀況不明的情勢下失蹤，信徒還以等待彌賽亞的心情，守候這位伊瑪目的回歸，這些信徒稱為十二代派；擁護雅法長子伊斯瑪的信徒稱為七代派。


[256]
 　使用偽基督這個稱呼似乎很荒謬，但是伊斯蘭教徒可以任意採用其他宗教的傳說和神話，在伊斯法罕的皇家馬廄裡，經常有兩匹馬備好鞍具，一匹馬供瑪哈迪自己乘坐，另外一匹給他的部將，就是瑪利亞的兒子耶穌。


[257]
 　是伊斯蘭教紀元200年即公元815年。


[258]
 　法蒂瑪王朝的君王受到敵人的羞辱，說他們有猶太人的血統。然而他們很精確地推算出他們的家譜，發現來自第六代的伊瑪目雅法，公正的阿布·爾菲達對於他們得到大家的同意表示認可。


[259]
 　波斯最後一個王朝的國王是塞菲大人的後代，塞菲是14世紀的一位聖徒，先世淵源於摩薩·卡塞姆，就是侯賽因的兒子和阿里的孫子。我無法去追查這些家譜的真假，如果他們真是法蒂瑪系，那麼他們的祖先源於馬贊達蘭的君王，統治的時期是第10世紀。


[260]
 　德米特裡烏斯·康特米爾非常正確地敘述了穆罕默德和阿里家族當前的狀況。尼布爾也有這方面的著作，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是這位丹麥旅行家無法買到阿拉伯的年代記。


[261]
 　《現代世界史》的一群作者，將穆罕默德的傳記和哈里發的編年史寫成厚達850頁對開本的巨著，人們享有閱讀阿拉伯原本的方便，有的地方也修正了其中的錯誤。雖然他們自誇已經盡善盡美，但是我在完成撰寫的工作以後，發現這部書對我而言，並沒有提供任何有用的資料。枯燥無味的大部頭作品無法激起思考或欣賞的興趣。布蘭維利耶、薩萊和加尼爾的作品，提到穆罕默德時態度友善而立論公正，然而編者縱情於刻薄的偏見，對這些學者專家大肆批評。


[262]
 　公元13世紀時，這裡有些古老的遺跡和少數椰棗樹。到了本世紀，有一位現代的先知，用提供的美景和建立的武力佔領這塊地方，至於他所宣揚的教義是什麼，倒是沒有人說得很清楚。


[263]
 　塔巴裡或稱阿爾·塔巴裡是塔波裡斯坦的土著，為巴格達名聲響亮的阿訇，可以譽為阿拉伯的李維，在伊斯蘭教紀元302年(914 A.D.)完成《通史》，後來應朋友的要求，將這本3萬頁羊皮紙的巨著，刪減為比較合理的篇幅。他的阿拉伯原文只有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的譯本，據說伊瑪辛的《薩拉森人史》，不過是將塔巴裡大師的著作加以節錄而已。


[264]
 　除了普裡多、奧克利和佩特·克洛列出作者名單，我們在《東方圖書書目》的塔裡克標題下面發現了一份書目，列舉200到300位東方的歷史學家和編年史家，其中只有三四位的作品年代早於塔巴裡。雷斯克對於東方文學有一個宏偉的構想，但是他的計劃和佩特·克洛的法文譯本全部成為泡影。


[265]
 　對於特別有貢獻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有時會引用他們的資料，尤其是下列3種編年史，對我的敘述有很大的幫助：(1)歐提奇烏斯(公元4世紀安條克主教，反對阿里烏斯教派和尼斯會議)的《編年史》：這是大部頭的版本，作者並沒有特別之處，波科克的譯本可以滿足他的朋友塞爾登那種教會長老的偏見；(2)伊瑪辛的《薩拉森人史》：譯者埃爾佩尼烏斯提到他很倉促地選用了一份謬誤很多的抄本，同時他的譯本在文體和韻味方面，都讓人不敢恭維；(3)阿布·爾菲達的《穆斯林伊斯蘭教紀元編年史》：雖然不論就原作還是譯本來看，都是最好的一部編年史，但卻不像阿布·爾菲達的水平。根據我們知道的狀況，他在哈馬寫成這部作品，時間大致是14世紀。前面兩部書的作者分別是10世紀和12世紀的基督徒，都是埃及人，一位是正宗東方基督教的教長，一位是雅各比派學者。


[266]
 　德基尼(1721—1800 A.D.，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把阿拉伯的歷史學家就作品的真實程度和學識範圍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枯燥無味的編年史家，另外一種是矯揉造作的演說家。


[267]
 　就是德貝洛的《東方圖書書目》，想瞭解這個可敬作者的性格，可以參考他的朋友泰弗諾。德貝洛的作品是令人愉悅的大雜燴，必定能夠滿足各種不同的胃口，我無法忍受按字母排列的目次。要是拿他撰寫的波斯歷史和阿拉伯歷史來做比較，我對波斯的歷史感到更為滿意。最近獲得的補充資料，是來自維斯迪洛和加蘭德的紙抄本，這是完全不同的種類，裡面混合著故事、諺語和中國的古籍。


[268]
 　波科克對蒙達爾王朝的年代記做了一番解釋，丹維爾的《地理學》也加以敘述。這名英國學者比阿勒頗伊斯蘭教法典的解說者更深入瞭解阿拉伯，這位法國的地理學家則同樣精通世界每個時代和地區的狀況。


[269]
 　每120年一個循環，到結束時再加一個30天的閏月，就像現在用於閏年的狀況，使陽曆年恢復到正常計算方式。在1440年產生重大的變革，置閏從第1個月到第12個月陸續接替，但是海德和弗裡瑞特(1688—1749 A.D.，學者和知識分子)參與理論很深奧的爭議，是否在耶茲傑德即位之前完成變換，只有8次而不是12次的置閏，他的登基是公元632年6月16日。歐洲人有非常好奇的精神，為了探索遙遠而又隱密的古代事物，竟然花費這樣大的精力。


[270]
 　穆罕默德逝世(公元632年6月7日)以後第9天，我們發現是耶茲傑德紀年(公元632年6月16日)開始的日期。繼位的時間沒有延後到過完這一年，他的前任也不可能因而反抗哈里發歐麥爾的武力，這些毫無問題的日期推翻了阿布·法拉吉烏斯極為疏忽的年代記。


[271]
 　努比亞的地理學家提到卡迭西亞位於荒漠的邊緣，離巴格達有61個裡格，到庫法有2站路。奧特算出距離是15里格，說這個地方能夠供應水源和椰棗。


[272]
 　樟腦樹生長在中國和日本，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出產更為貴重的樹脂，要用品質較差的樟腦幾百磅才能交換一磅，阿拉伯人可能最早從這些海島輸入樟腦。


[273]
 　亞述人最可觀的遺跡是在巴比倫的貝盧斯塔，以及在泰西封的科斯羅伊斯大廳，愛好虛名而且好奇心重的旅行家彼得羅·瓦列曾經前去遊歷。


[274]
 　雅典演說家用無知和奇特的筆調來敘述亞歷山大征服北極，但是亞歷山大的進軍並沒有越過裡海的海岸。雅典之所以有這種說法，是在阿貝拉會戰以後的次年秋天，亞歷山大為了追擊大流士，就朝著希爾卡尼亞和巴克特裡亞納進軍。


[275]
 　阿布·法拉吉烏斯的《王朝》提到這個奇特的細節，我們實在很感激，但是沒有必要去證明埃斯塔卡爾和波西波利斯是同一個城。對於夏爾丹或高乃依·布魯恩的描述，更沒有必要去抄襲和引用。


[276]
 　[譯注]塞格斯坦人是指居住在西斯坦的一個民族。


[277]
 　我盡力調和伊瑪辛、阿布·法拉吉烏斯、阿布·爾菲達和德貝洛不同的敘述，耶茲傑德的結局不僅悲慘而且不得善終。


[278]
 　[譯注]菲魯茲在公元661年向唐朝求援，高宗李治以鞭長莫及為由不許，在西域疾陵建波斯都督府，授菲魯茲都督之職。薩珊王朝滅亡之後，公元673年菲魯茲前往長安，高宗封其為石武衛大將軍，公元679年卒於長安。


[279]
 　耶茲傑德有兩個女兒，一個嫁給阿里的兒子哈桑，另一個嫁給阿布·伯克爾的兒子穆罕默德，前面一位有很多的後裔。菲洛茲的女兒成為瓦立德哈里發的妻子，他們的兒子葉茲德得到真正或傳說的血統，來自波斯的科斯羅伊斯、羅馬的愷撒和突厥人或阿瓦爾人的台吉。


[280]
 　津雅德之子奧貝多拉獲得這個獎賞，價值2000個金幣。他後來謀殺侯賽因，讓人把津雅德的兒子這個稱呼視為恥辱的象徵。奧貝多拉的兄弟薩勒姆帶著妻子，她是第一位渡過阿姆河的阿拉伯婦女(680 A.D.)，借用或是偷走了粟特公主的冠冕和珠寶。


[281]
 　哈得遜(1662—1719 A.D.，古典學者)搜集一些次要地理學家的作品，格裡夫斯譯出阿布·爾菲達的《地理學》其中部分資料，編在一起出版。書裡提到「河間之地」這個名字，音節非常柔和，包含的意義也很豐富，佩特·克洛和一些現代的東方學者也加以採用，但是他們誤以為是古代作者所取的名字。


[282]
 　[譯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A.D.)，哈里發遣使東來，唐與阿拉伯人正式建交。等到西突厥在中亞崛起，唐朝運用聯盟結親和解政策，以求得局勢之安定。


[283]
 　在《阿拉伯-西班牙百科全書》中對撒馬爾罕有奇特的描述。圖書館長卡西裡提到，從可信的證據得知，紙張最早是由中國傳入撒馬爾罕，時間在伊斯蘭教紀元30年，說到在麥加發明造紙是在伊斯蘭教紀元88年，事實上應該是引進製造的方法。埃斯庫裡亞圖書館保存了一份古老的紙質手稿，時間大約是伊斯蘭教紀元4世紀或5世紀。


[284]
 　阿爾·瓦其迪生於公元748年，死於公元822年，是巴格達的宗教法官，單獨就征服敘利亞的有關史料寫出一部歷史作品，其餘幾本書敘述埃及和迪亞貝克的征服等，比起阿拉伯內容貧乏的當代編年史是要高明得多，阿爾·瓦其迪獲得的讚譽在於年代悠久和著作等身。他所記載的事實和傳說，對那個時代的人物和那個時代是不加斧鑿的素描，然而他的敘述太過牽強附會而且冗長瑣碎。譯者奧克利有淵博的學識和積極的精神，除非有更好的譯本出現，否則性急的雷斯克不應刻意指責。我感到很遺憾，奧克利是在監獄裡完成的這件辛苦的工作。


[285]
 　敘利亞戰爭的訓示和有關的事項，阿爾·瓦其迪和奧克利都詳盡地加以敘述。在其後的作戰中，有必要簡述整個事件的結局，不必刻意引用過分紛紜的細節。我會提到其他作者的貢獻。


[286]
 　雖然有這麼多規勸和訓勉之言，但是保威特別表示，貝都因人是基督教僧侶不共戴天的仇敵。就我的看法來說，我懷疑這是因為阿拉伯強盜的貪婪和這位日耳曼哲學家的偏見。


[287]
 　甚至就是在公元7世紀時，僧侶一般來說與俗人也沒有多大差別，他們蓄著亂蓬蓬的長髮，只有被授聖職時才將頭髮剃掉。頭頂剃光一圈代表著聖潔和神秘，那是荊棘編成的冠冕，使每位教士具有國王的身份。


[288]
 　阿米阿努斯稱讚吉拉薩、菲拉德爾菲亞和波斯拉的城堡工事是生命和財產最堅固的保證。就是在阿布·爾菲達的時代，這些金城湯池仍然當之無愧，他敘述戈蘭這個首府，離大馬士革有4天的行程。我從巴勒斯坦的雷蘭學到希伯來的語源學。


[289]
 　真主的使徒在沙漠和軍隊裡，不得不使用水的替代物，但是阿拉伯和波斯的詮釋者感到相當的困窘，覺得運用的方式仍有極其精微的區別。


[290]
 　阿爾·瓦其迪的原文是否認為這種解釋非常得當，或者那個時代就有鳴鐘示警的做法，讓我非常懷疑。拜占庭的作者提到最古老的例子是在公元1040年，但是威尼斯人聲稱，他們在公元9世紀時將鍾傳進了君士坦丁堡。


[291]
 　伏爾泰用銳利而精明的眼光看待這段歷史，認為早期的穆斯林與《伊利亞特》的英雄極為相似，大馬士革如同特洛伊般受到圍攻，這樣的發現使他深感震驚。


[292]
 　這句話引自《古蘭經》。就像上個世紀我們那些宗教狂熱人士一樣，穆斯林不論在普通還是重要場合，都將他們的經文當成金科玉律。口語的表達方式對他們而言非常自然，不像希伯來的詞句移植到不列顛的方言，不僅彆扭而且水土不服。


[293]
 　狄奧菲尼斯不知道有威爾丹這個名字，從敘述的外形或是名字的發音來說不像是希臘人，可能是一位亞美尼亞酋長。要是拜占庭的歷史學家竟然弄錯東方人的名字，阿拉伯人同樣要對敵人還以顏色。把希臘的字母從右到左的位置加以改變，難道不會將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安德魯變成顛倒字母的威爾丹？


[294]
 　阿拉伯人基於虛榮心，相信託馬斯是皇帝的女婿。赫拉克利烏斯和兩位妻子所生的子女大家都很清楚，他那尊貴的女兒不可能像放逐一樣被嫁到大馬士革。要是他對宗教並不是很虔誠，我就會懷疑那名少女不是嫡出。


[295]
 　阿爾·瓦其迪說：「他用的是毒箭。」但希臘人和羅馬人對這種野蠻人的產物，一直感到極為厭惡，在這種情況之下，讓我懷疑薩拉森人帶有惡意的輕信態度。


[296]
 　阿布·爾菲達認為大馬士革的圍攻只有70天，但是根據伊瑪辛的說法延長到6個月，同時也提到薩拉森人使用弩炮的狀況。即使有這樣長的時間，還是填不滿從埃茲納丁之戰(公元633年7月)到歐麥爾繼位(公元634年7月24日)這段空檔。大家公認是在他的統治之下，完成對大馬士革的征服。或許像特洛伊戰爭那樣，作戰行動會因外敵的入侵和軍隊的分遣而中斷，所以70天是指圍攻最後的那段時間。


[297]
 　阿布·爾菲達和伊瑪辛似乎指出，大馬士革兩個地區遭到不同的命運，使伊斯蘭的統治者長記心頭，雖然他們並不一定加以尊重。


[298]
 　修伊用大馬士革的圍攻作為背景，把這對遭到命運撥弄的愛人，取名為福賽阿斯和優多西婭，寫出當代風行一時的悲劇，能夠將自然的環境和歷史的場面融為一體，時代的習性和人物的感情更是表達得絲絲入扣。為了遷就演員要表現出嬌柔的姿態，不得不將英雄的罪行和女傑的絕望加以淡化處理，福賽阿斯不是卑鄙的叛教者，而是受到阿拉伯人尊敬的盟友，他並沒有勸阿拉伯人發起追擊，而是逃去幫助同胞。他在殺死哈立德和德拉爾以後，自己受到致命的重傷，就在優多西婭的面前逝世，而她表示在回到君士坦丁堡以後，決心要到修道院了此餘生。啊!千篇一律的結局!


[299]
 　阿拉伯人所經過的加巴拉和拉奧狄凱亞兩個市鎮，現在處於衰敗的景況。基督徒要不是讓阿拉伯人趕上，必定在某座橋樑越過奧隆蒂薩河，位於安條克到海的中間，這兩地相離16英里，然後就可以接上從亞歷山大裡亞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道。在旅行指南上可以查出方向和距離。


[300]
 　這個地方原文稱為Dair Abil Kodos，省略最後這個詞Kodos(意為神聖)以後，我發現應該是指利沙尼阿斯的阿比拉，坐落於大馬士革和赫利奧波利斯之間，它的名字(Abil意為葡萄園)和位置都吻合我的臆測。


[301]
 　看來我比奧克利更為魯莽，雖然他在旁注中提到，還是不敢在正文中用這種比喻來表示：阿拉伯人將這種有用而又熟悉的動物用在他們的比喻之中，就像拉普蘭人用詩歌來讚美馴鹿一樣。


[302]
 　我們聽到戰鬥的吶喊聲音，阿拉伯人稱之為：發出進攻吶喊心中極度歡欣，為了完成征服敢向天堂挑釁。tecbir這個詞在聖戰中真是所向無敵，來自Kabbara一詞，是主動詞的第二種詞態變化，它的意思是 Alla Acbar，即「偉大的真主」。


[303]
 　在阿布·爾菲達的《地理學》一書中，有關敘述他的故鄉敘利亞這部分，不僅極其有趣而且最為可信。這本書公元1766年在利普西出版，4開本，並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科克勒和雷斯克加上詳盡的註釋，也摘錄伊本·歐爾·瓦迪的地理學和自然歷史有關的著作。在現代旅行家之中，波科克的《東方之描述》就學術和名氣而言，無人能出其右，但是作者有時會將所見之事和所讀之書，混淆在一起令人無從分辨。


[304]
 　我對於蒙德雷爾簡樸的8開本，比起波科克博士豪華的對開本感到更為滿意，但是道金斯和伍德(1717—1771 A.D.，英國旅行家和政治家)極為壯觀的描述和繪圖，使得先前所有的記錄和報告都為之失色，他們將帕爾米拉和巴貝克的遺跡運進英國。


[305]
 　東方人用從不失誤的權宜辦法來解釋奇聞異事，巴貝克的碩大建築物是精靈或神怪所興建。阿布·爾菲達和伊本·肖克爾認為是塞伯伊人或阿迪人的傑作，雖然不那麼荒謬，但同樣是無知之論。


[306]
 　雷蘭這位學識淵博的教授精通希臘、拉丁、希伯來和阿拉伯的文獻，能夠勝任敘述聖地的工作，賽拉裡烏斯(1638—1707 A.D.，歷史學家)和丹維爾注意到葉爾穆克或海洛馬克斯河。阿拉伯人甚至就是阿布·爾菲達，似乎都認不出他們獲得勝利的地點。


[307]
 　這些婦女屬於哈姆亞部落，他們的先世是古代的阿馬萊塞特人，女性從小就習於騎馬射箭，能夠像傳說中的亞馬遜女戰士一樣上戰場搏鬥。


[308]
 　阿布·歐貝達向哈里發報告：「我們殺害15萬人，有4萬人成為俘虜。」我並不懷疑他的講話，也不得不相信他所提出的數字，但我懷疑阿拉伯的歷史學家替他們的英雄人物編造說話及信件內容，而且樂此不疲。


[309]
 　可以參閱阿布·爾菲達《穆斯林編年史》，他敘述賈巴拉極其傷感的抱怨。另外一位阿拉伯詩人用頌詞的筆調稱許賈巴拉，說他托付歐麥爾的使臣，從君士坦丁堡帶回500塊金幣的禮物給這名詩人。


[310]
 　用這個名字是對神聖城市的一種羞辱，虔誠的基督徒只知道它是耶路撒冷，但是伊利亞(就是伊利烏斯·哈德良努斯殖民區)這個合法和流行的稱呼，從羅馬人傳到阿拉伯人那裡。至於別稱Al Cods或聖地是耶路撒冷最通用的名字。


[311]
 　阿拉伯人為耶路撒冷保存一個古老的預言而感到自負，把姓名、宗教和外貌都應許在歐麥爾身上，說他是未來的征服者。據說猶太人都一直使用這種手法，安撫外國主子那種傲慢自大的心理，諸如居魯士和亞歷山大都受到他們的擺佈。


[312]
 　但以理的預言早已應用在安條克和羅馬人身上，索弗洛尼烏斯是一志論爭論中深奧莫測的神學家，他用很簡練的手法將這個預言加以修改，能夠適用於當前的情景。


[313]
 　根據丹維爾非常精確的測量，歐麥爾的清真寺經過後續幾位哈里發的踵事增華，將古老聖殿的地面全部蓋滿，長度有215突阿斯(譯按：古代長度單位，相當於6.4英尺)而寬度是172突阿斯。努比亞地理學家宣稱，這個富麗堂皇的建築就面積和美觀而言，僅次於西班牙的科爾多瓦的大清真寺。斯溫伯恩對科爾多瓦大清真寺的現狀，很優雅地詳加介紹。


[314]
 　阿拉伯文的《耶路撒冷編年史》有很多種，奧克利在牛津大學發現一份波科克的手稿抄本，用來更正阿爾·瓦其迪謬誤的敘述。


[315]
 　帖木兒的波斯歷史學家描述阿勒頗的堡壘，建築在100肘尺高的山巖上面，法文的譯者說，這顯示這個歷史學家從未去過那裡。現在堡壘位於城內，根本看不到任何防衛的力量，只有一座城門，整個城池不過五六百步的周長，護城壕是半滿的死水。東方的城堡工事，在歐洲人看來是不值一提。


[316]
 　阿拉伯人攻佔安條克的日期還算重要。狄奧菲尼斯的年代記所記載的年份，要是與伊瑪辛的歷史著作所記伊斯蘭教紀元的年份比較一下，我們可以得到結果，奪取城市的時間在公元638年1月23日到9月1日。阿爾·瓦其迪明確指出是在8月21日星期二，這個日期大有問題，因為復活節在那年是4月5日，到了8月21日應該是星期五。


[317]
 　歐麥爾的詔書極為寬大，感恩的城市認為他已獲得法爾薩利亞的勝利，建立一個永垂不朽的朝代。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他熟知國內狀況，卻完全不知世界的歷史。


[318]
 　奧克利訕笑原作者的輕信態度，因為原文提到赫拉克利烏斯告別敘利亞時，曾經預告羅馬人不會再回到這個行省，一直要到生下一個帶來凶兆的嬰兒，他是帝國的「未來之鞭」。我根本不知有神秘莫測的預言，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319]
 　那個時代的編年史內容鬆散模糊，我靠著一份可信的記錄所給予的指引，證明皇帝在公元638年6月4日給他的幼子加冕，長子君士坦丁也在場，地點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宮，公元639年1月1日皇家的行列前往大教堂，同月4日到橢圓形競技場。


[320]
 　龐培在公元前65年宣佈敘利亞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但塞琉古王朝最後一任國王沒有能力拔出劍來維護自己的祖產。


[321]
 　穆罕默德很有技巧，用不同的方式來讚譽他的門徒。比如他對歐麥爾所說的話：如果在他以後還會出現一位先知，那就非歐麥爾莫屬；即使普遍發生災難，憑著真主的正義也會讓歐麥爾安然無事。


[322]
 　阿爾·瓦其迪對迪亞貝克(即美索不達米亞)的征服寫了一本歷史著作，我們的譯者好像沒有發現。特爾瑪的狄奧尼西烏斯是雅各比派的教長，他的《編年史》記載了奪取埃德薩的時間是公元637年，到了公元641年攻佔達拉。細心的讀者可以從狄奧菲尼斯的《年代記》搜集一些可疑的資料，要知道美索不達米亞絕大多數市鎮最終都選擇了開城投降。


[323]
 　他夢到在帖撒洛尼卡陷入無損害和無意義的幻想之中，但是他的解夢者或他的怯懦使他瞭解到這個預兆，在那不祥的字句中隱藏著失敗，把勝利給予別人。


[324]
 　墨爾修斯搜集與羅得這個島嶼、城市和雕像有關的所有資料和事實，經過編纂寫進費盡心血的論文之中，而且他對2個更大的島嶼克里特和塞浦路斯，進行了同樣辛苦的工作。拜占庭的作者狄奧菲尼斯和君士坦丁出於無知，竟將出賣雕像的事延後到1360年，非常荒謬地認為裝運這些碎片需要3萬頭駱駝。


[325]
 　我們從一名精神飽滿的老婦人那兒得知這件秘聞，她當著哈里發和他的朋友面前說出譭謗的話，阿姆魯的啞口無言和穆阿維亞的寬宏大量，使得她更為振振有詞。


[326]
 　加尼爾引用阿卜杜勒·巴賽德斯著述的阿比西尼亞人歷史或是傳奇，然而設立使館和派出使臣真是確有其事。


[327]
 　[譯注]一個弗隆是八分之一英里。


[328]
 　斯特拉博是位注意細節和極其用心的旁觀者，他在提到孟斐斯時，特別敘述居民的混雜和宮殿的殘破。僅就埃及這個地方而言，阿米阿努斯列舉了4座城市，將孟斐斯包括在內。在羅馬的旅行指南和主教名單裡，孟斐斯的名字都被置於顯著的位置。


[329]
 　這種狀況很少見也令人感到奇怪，有關尼羅河的寬度(2946英尺)和橋樑，只有丹麥的旅行家和努比亞的地理學者提到這件事。


[330]
 　尼羅河從4月份開始慢慢上漲，水勢最強、漲幅最大是在夏至那個月份，開羅在聖彼得節(6月29日)公開宣佈當時的狀況。經過30年連續記錄所獲得的資料，知道水位最高的期間是從7月25日到8月18日。


[331]
 　穆塔迪就公民的立場和執拗者的態度，非常熱心而仔細地詳述這類題目，同時他從當地得到的聖傳，具備重視真相和講求精確的作風，要求嚴格地執行。


[332]
 　新開羅和舊開羅的位置大家都很清楚，經常有人加以敘述。有兩位作者都熟悉古老和現代的埃及，進行學術性的調查以後，認為孟斐斯這個城市在吉澤哈，位置正對著老開羅。然而我們並沒有忽略波科克和尼布爾的著作，以及他們具有權威性的觀點，特別是丹維爾將孟斐斯的位置移到摩哈納的村莊，遠在南邊還有幾英里。這些學者都很熱心，忘記他們爭論的對象被擴展的廣大都市區域掩蓋。


[333]
 　[譯注]在埃及的神祇中，阿匹斯是神聖的公牛，享有極高的地位，是萬民崇拜的對象。


[334]
 　莫考卡斯送給先知兩名科普特少女，以及兩名女僕和一名閹人，還有一個雪花石膏花瓶、一錠純金、油膏、蜂蜜和埃及最好的白色亞麻布，加上一匹馬、一隻騾子和一頭驢子，都是最好的品種。伊斯蘭教紀元第7年，穆罕默德從麥地那派出使臣。


[335]
 　赫拉克利烏斯將埃及的統領和戰爭的進行，全權授予居魯士教長。詹姆士二世問道：「你們在西班牙的時候有事會跟教士商量嗎？」正統基督徒的使臣回答道：「我們一直這麼做，因此政務推行很順利。」我不知道如何評價居魯士的計劃，像是付貢金對歲入沒有造成損害、把皇帝的女兒嫁給歐麥爾使他改信基督教。


[336]
 　歐提奇烏斯和伊瑪辛都認為亞歷山大裡亞在星期五被阿拉伯人攻佔，也就是伊斯蘭教紀元20年摩哈蘭月的新月初升之日(公元640年12月22日)，要是回過頭來計算，14個月用於亞歷山大裡亞的圍攻，而在巴比倫用去7個月，那麼阿姆魯入侵埃及是在公元638年年底，但是我們非常確定他進入這個國家是在貝尼月12日，也就是6月6日。薩拉森人和以後的法國路易九世，都在佩魯西烏姆或達米埃塔暫時停留下來，因為這正是尼羅河氾濫的季節。


[337]
 　雖然狄奧菲尼斯和錫德雷努斯的看法有點矛盾，但帕吉從尼西弗魯斯和《東方編年史》摘錄相關的資料，得知赫拉克利烏斯正確的逝世日期是公元641年2月11日，喪失亞歷山大裡亞以後第50天。通常只要這段時間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將信息從埃及傳到君士坦丁堡。


[338]
 　這位愛好努力工作的人還有許多論文留傳於世，但是對於現代的讀者來說，無論是出版還是尚未公佈的著作，幾乎都處於類似的境況。摩西和亞里士多德是主要的題材，他寫出冗長的註釋和評論，其中最早的日期是公元617年5月10日。有一位現代人士(約翰·勒·克拉克)可以獲得同樣的美譽，他的勤奮超過古代的菲洛邦努斯，判斷力和真才實學還要更勝一籌。


[339]
 　歐提奇烏斯的《編年史》和伊瑪辛的《薩拉森人史》中，找不到這則傳聞逸事，阿布·爾菲達、穆塔迪和一些穆斯林保持沉默，原因是出於對基督徒的文學作品全然無知。


[340]
 　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書籍沒有燒掉的主要原因，是這些作品奉著神的名義而獲得他們的尊敬。


[341]
 　雷諾多負責《聖經》的譯文、註釋等。我們的亞歷山大裡亞抄本如果來自埃及，而不是從君士坦丁堡或阿索斯山獲得，可能已經混在其中被燒掉。


[342]
 　昆體良(35—96 A.D.，修辭學家)的作品中有一章讓我閱讀時感到極為愉悅，他將所欣賞的希臘和拉丁古典名著臚列出來，一一進行非常理性和明智的批評。


[343]
 　這是指格倫、普林尼和亞里士多德等人而言。沃頓用非常充分的理由，反對威廉·坦普(1628—1699 A.D.，英國政治家和文學家)爵士活潑鮮明的異國觀念。印度和埃塞俄比亞的書籍受到希臘人的藐視，被認為是野蠻的學術，很難獲得允許放進亞歷山大裡亞的圖書館，也不可能證明哲學因排斥這些書籍而蒙受任何實質的損失。


[344]
 　穆塔迪提出這個奇特而又可信的事實，無論是奧克利還是《現代通史》極為自負的編者，都沒有發現。


[345]
 　對於這條被人遺忘的運河，讀者的好奇心可以從丹維爾的著作得到滿足，還有就是公元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一篇學術論文。甚至就是生性怠惰的土耳其人，也在熱烈討論這個能夠連接兩個海洋的古老計劃。


[346]
 　開羅的穆塔迪在13世紀寫成《梅維爾》這部篇幅不長的作品，紅衣主教馬扎林根據阿拉伯文抄本譯成法文，公元1666年在巴黎出版。埃及的古代文物不僅粗製濫造而且大多根據野史傳聞，但是這個作者要是記錄自己國家的征戰和地理，倒是值得相信和尊敬。


[347]
 　瑪耶領事在開羅住了20年，對於尼羅河這片富沃的土地出現千變萬化的風光，一直在思索其中的道理。格雷從劍橋的學院，用詩人的眼光在一瞥之下，也看到同樣的景色：尼羅河在熾熱之地靜靜蕩漾，奇異的盛夏到處是水氣瀰漫/廣闊的胸懷奔躍碧綠的精靈，高漲的水面在孕育埃及生民/黝黑的種族培養冒險的精神，搖著槳掛著帆大膽御風而行/脆弱的船隻航向鄰近的城垣，四周的潮汐閃爍著萬點光芒。


[348]
 　讀者不會輕易相信在基督徒皇帝的統治下會出現活人獻祭，同樣也不認為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會發生這種奇跡。


[349]
 　瑪耶提到的這個數字是普遍的看法，此外，這些村莊一般而論有2000到3000人，還有很多村莊比我們的大城市的人口要多。


[350]
 　用下面的資料可以算出有2000萬人口，60歲以上的老人佔十二分之一，而16歲以下是三分之一，男人和女人的比例大致是17:16。戈奎校長認為古代的埃及有2700萬人，因為塞索斯垂斯的同伴中有1700人是在同一天出生。


[351]
 　德貝洛、阿巴斯諾特(1667—1735 A.D,，英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和德基尼把伊瑪辛這個巨大數據，毫不猶豫就囫圇吞棗地全盤接受，他們一直認為，同樣慷慨的阿庇安每年付給托勒密王朝就有74萬泰倫。我們要是按照埃及或亞歷山大裡亞泰倫計算，每年的歲入大約是1.85億鎊，跟3億鎊這個數字倒是很接近。


[352]
 　在遭到一些吹毛求疵的苛責以後，保威只有把面積增加到2250平方里格。(譯按：1個裡格約為3英里，則1個平方里格為9個平方英里，總面積約為1.89萬平方英里。)


[353]
 　雷諾多把伊瑪辛的普通作品和譯本都稱為「謬誤之書」，經過他的訂正改為430萬枚金幣，到9世紀時，維持在30萬枚金幣之間的適當數目，因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後，要求獲得的貢金是30萬枚金幣。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在上個世紀的稅收是240萬枚金幣。保威逐漸提升法老王、托勒密王朝和羅馬帝國愷撒的歲入，從600萬增加到1500萬日耳曼克朗。


[354]
 　舒爾廷斯(1686—1756 A.D.，荷蘭東方學家和語言學家)的表格列舉2396個村莊的位置，而丹維爾從開羅的國務會議獲得資料，說村莊的數量是2696個。


[355]
 　瑪耶用坦誠的態度經過正確的判斷以後開始爭辯，對法國領事根據自己的觀察而不僅是閱讀書本，我感到非常滿意。他對希臘和拉丁的文學作品是門外漢，對於阿拉伯人的小說故事充滿愉悅的幻想，這些阿拉伯人的知識都來自阿布·爾菲達的著作。在最近2本介紹埃及的遊記中，薩瓦裡的作品使我們獲得消遣，而沃爾尼能給我們啟發，我希望後者能夠周遊世界。


[356]
 　我撰寫阿非利加的征服，要靠阿拉伯文學作品的2位法文譯者卡多納和奧特(1707—1748 A.D.，東方學家)，他們從諾瓦裡編纂的《百科全書》中獲得有關的資料，這部書在公元1331年發行，大約有20多卷，分成5個主要的部分進行論述：(1)自然環境，(2)人種，(3)動物，(4)植物，(5)歷史。在第六章第五節最後這部分討論阿非利加的國內事務。在諾瓦裡所引用的那些較早期的歷史學家中，有一位是負責指揮穆斯林前鋒的軍人，我們對他不加修飾的敘述感到非常欽佩。


[357]
 　利奧·阿非利加努斯和馬摩爾都描述過的黎波里的行省和城市，前面這位作者是摩爾人，也是學者和旅行家，在羅馬受囚禁的狀況下寫出或是譯成這本阿非利加的地理著作，後來他選擇教皇利奧十世的名字和宗教；西班牙人馬摩爾被摩爾人俘虜，他是查理五世手下的士兵，後來編成《阿非利加的描述》這部書，被達布蘭可特譯成法文。馬摩爾讀了很多書，頗有見識，但是缺乏好奇求知和開闊廣泛的觀察能力，不像利奧這個阿非利加人，在他的作品中充滿原創的精神。


[358]
 　狄奧菲尼斯只提到格列高利的失敗，並沒有談起他的死亡。格列高利在統領的職位上還加上皇室的稱號，很可能已經穿上紫袍登基。


[359]
 　奧克利在《薩拉森人史》中敘述祖貝爾的去世，阿里為之流淚是莫大的榮譽，何況祖貝爾曾經背叛過阿里。他在巴比倫的圍攻作戰中表現得英勇無比，歐提奇烏斯也提到此事，或許就是同一個人。


[360]
 　有關阿拉伯人在西方的征服行動，這個含糊其詞的謠言傳到君士坦丁堡以後，狄奧菲尼斯就把它寫進《年代記》裡。我是從阿奎萊亞的輔祭保羅·沃爾尼弗瑞德那裡獲悉的，他們在那個時候從亞歷山大裡亞派遣了一支艦隊，進入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海面。


[361]
 　這方面來說梅拉(大約是公元43年，拉丁地理學家)的作品最值得信賴，他的腓尼基祖先就是從廷吉塔納遷移到西班牙，他所生存的時代正逢被克勞狄皇帝征服。然而在30年以後，普林尼對其他作品頗感不滿，說是作者對於那個狂野和遙遠的行省，太過懶散不去請教他人，太過自負不願承認自己的無知。


[362]
 　在羅馬的男士中流行一種很愚蠢的時髦風尚，就像女士對珍珠的品位一樣。他們喜愛香櫞木製作的傢俱，一個四五英尺直徑的餐桌或圓桌，售價相當於8000、1萬或1.2萬鎊的一處產業。我自認不會把香櫞和生長水果的柑橘混為一談，但是我並非植物學家，不可能用俗名或林奈氏學名來為香櫞(有點像野生的扁柏)定義，我也無法確定柑橘類是橘子還是檸檬。薩爾馬修斯盡全力處理這個題材，但是卻使自己深陷錯綜複雜的知識之網。


[363]
 　馬摩爾的《阿非利加的描述》第三卷最後那個部分，記載有關這個朝代非常奇特的歷史，就經常提到這個行省，敘述當代英雄人物的功勳以及作戰的地點，特別舉例說明菲茲和摩洛哥的歷史和地理。


[364]
 　奧特對這段話加上宗教狂熱的強烈語氣，卡當納用《古蘭經》的訓示很柔和地表達了虔誠的願望，然而放在他們眼前的同樣是諾瓦裡的原文。


[365]
 　兩個名字相似之處不大，頂多會讓人混淆不清，真要張冠李戴倒也是奇怪的事。希臘的塞林和阿拉伯的凱羅安雖然都在海岸地區，但是雙方相隔1000英里。優秀的圖阿努斯沒躲過這種錯誤，但是這本書經過精心的編纂，非常正式地對阿非利加做了一番敘述，再有這種缺失發生好像很難令人諒解。


[366]
 　除了阿布·爾菲達、伊瑪辛和阿布·法拉吉烏斯的阿拉伯編年史以外，在伊斯蘭教紀元73年，我們還可以參考德貝洛和奧克利的著作。奧克利寫出阿卜杜勒和他母親的對話錄，這是他們兩人之間最後的交談，非常悲慘動人心弦。但是他忘記描述兒子的去世使母親悲痛萬分，以致於到了90歲的高齡又有了月經，那真會帶來致命的後果。


[367]
 　尼西弗魯斯使用「領袖」這個稱呼，雖然很通俗但是與哈里發的含意並不吻合。狄奧菲尼斯借用希臘奇特的官銜，他的譯員戈亞爾的解釋是「首相」，倒是很接近實際的狀況，比起君主更要履行大臣的主要職務，但是他們忘記了倭馬亞家族只有一位秘書，直到伊斯蘭教紀元132年才恢復或設立首相這個職位。


[368]
 　按照索利努斯的意見，狄多的迦太基維持的時間是公元677年或公元737年，兩種相異的說法來自不同的抄本或版本：前面那個時間是指迦太基建立在公元前832年，與瓦列烏斯·帕特庫盧斯極具份量的證據完全吻合；但是後面那個時間是我們的年代學家所提出的，與希伯來人和提爾人的編年史保持一致。


[369]
 　歷史上對Barbar這個詞的運用可以分為4個時期：(1)在荷馬的時代，希臘人和亞細亞人可能使用共同的方言，更為野蠻的部落愛好bar-bar這種模擬的聲音，他們的發音最刺耳，文法也有很多缺陷；(2)至少是從希羅多德的時代開始，這種現象推展到所有的民族，只要他們的語言和習慣在希臘人看來是外來者，那麼這些民族就被稱為Barbar；(3)在普勞圖斯的時代，羅馬人接受這種侮辱，也很樂意自稱是「野蠻人」，逐漸主張意大利應該免予這種稱呼，再及於所屬的行省，到最後將這個不雅的名稱，加在帝國範圍之外那些未開化或敵對的民族頭上；(4)不管怎麼說，Barbar後來都用在摩爾人的身上，阿拉伯的征服者從拉丁省民借用這個大家熟悉的詞，而且他們居住的地方是阿非利加北部的海岸地區，正好也使用「巴爾巴裡」這個名字。


[370]
 　利奧·阿非利加努斯的第一本書和肖博士的觀察，讓我們弄清楚巴爾巴裡的遊牧部落，以及他們具有阿拉伯人或摩爾人血統的狀況，但是肖帶著恐懼的心情站在遠處來看這些野蠻人，難免有很大的隔閡；利奧是關在梵蒂岡的囚犯，還來不及瞭解希臘和羅馬的學術之前，就已經失去了更多阿拉伯的知識。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重大的謬誤，經過查證發生在伊斯蘭歷史最早的時期。


[371]
 　阿姆魯在會議中對希臘一位君主提到，希臘的宗教真是無與倫比，兄弟間的爭執竟然合法。


[372]
 　阿拉伯人的安達盧西亞不僅是指現代的行省，而且還用來稱呼整個西班牙半島，就語源學來說，很不恰當地來自汪達盧西亞這個詞，即「汪達爾人之鄉」。但是卡西裡所說的漢達盧西亞，就阿拉伯文的含意是「黃昏之地」，泛指歐洲的西部地區，也就是希臘人的赫斯佩裡亞(西部邊陲)。


[373]
 　馬裡亞納敘述哥特王國的滅亡和臣服。這位歷史學家將羅馬的古典風格和精神，灌輸到他那高貴的作品裡，自12世紀以降，可以相信他的學識和判斷絕無問題。但這名耶穌會教士基於神職要求，無法避免偏頗的成見，就像他的對手布坎南(1506—1582 A.D.，蘇格蘭人文學者和教育家)一樣，採用和修飾最荒謬的民族傳奇。他對於歷史學的批判和年代記的資料毫不在意，腦海裡產生鮮明的幻想，用來填補歷史證據的裂隙，這種裂隙不僅巨大而且經常發生。托萊多總主教羅德裡克是西班牙歷史之父，生於阿拉伯人征服以後500年。早期的記錄和報告包括一些內容貧乏的資料，像是巴達霍斯的伊希多爾和里昂國王阿方索三世那些毫無是非的編年史，對我而言只要參考帕吉的歷史著作就夠了。


[374]
 　馬裡亞納敘述卡瓦的事跡，要與李維的盧克雷蒂亞一別苗頭。如同古人一樣他很少引用別人的意見，像是巴羅尼烏斯最古老的證據，還有13世紀一位加利西亞的輔祭盧卡斯·圖登西斯所說的話：「可歎卡瓦竟然淪為侍妾!」


[375]
 　東方人士像是伊瑪辛、阿布·法拉吉烏斯和阿布·爾菲達，忽略了西班牙的征服這件大事，不是保持沉默就是不做置評。諾瓦裡及其他阿拉伯作者的作品被卡多納摻雜一些外來的資料，德基尼則提出簡略的說明。埃斯庫裡亞的圖書館長無法滿足我的希望，然而他很努力地清查那些殘缺不全的史料。誠懇的拉齊茲和本·哈齊爾保存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斷簡殘篇，可以拿來說明西班牙的征服所發生的重大史實。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作勤奮的帕吉，加上精通阿拉伯文的朋友隆古魯給予的幫助，共同努力所獲致的成果使我感激不盡。


[376]
 　托萊多的羅德裡克比較伊斯蘭教紀元的太陰年與基督紀元的儒略年，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使得巴羅尼烏斯、馬裡亞納和一大群西班牙歷史學家，把第一次入侵的時間定於公元713年，澤裡斯會戰在公元714年11月，年代的推算等於是晚了3年。經過現代的年代學家的努力才查出來，特別是帕吉恢復了這次大變革的正確日期。當代的阿拉伯學者像是卡多納，還繼續採用古老的謬誤計算方式，真是不可原諒的無知和疏失。


[377]
 　愷撒紀元在西班牙不僅合法而且普遍使用，一直到14世紀，開始的年代是公元前38年(譯按：原文有誤，應為公元前48年才合理，愷撒在公元前49年平定西班牙，死於公元前44年)，我把原因歸於當時無論在海上和陸地都得到和平，也能肯定三人執政團的權力和勢力範圍的分配。西班牙是屋大維任愷撒的行省，最早為奧古斯都建廟就是塔拉戈納，可能是從東方學來的諂媚方式。


[378]
 　拉巴特神父用一貫詼諧的筆調，描述當時的道路、國土的狀況和朱利安伯爵的城堡，西班牙人一直迷信伯爵把寶藏埋在那裡。


[379]
 　努比亞的地理學家說明戰爭發生的位置和當時的形勢，但是很難相信穆薩的部將，為了激勵士氣要置之死地而後生，竟然把船隻燒燬，這樣做根本於事無補。


[380]
 　澤裡斯(阿斯塔·雷吉亞Asta Regia的羅馬殖民地)離卡地茲只有2里格，16世紀時是盛產糧食的穀倉，澤裡斯的葡萄酒在歐洲各國都很著名。


[381]
 　有些無知的西班牙人相信，羅德裡克或羅得裡戈國王逃到一位隱士的小室去避難。還有人認為他被活生生地丟進一個裝滿毒蛇的木桶，他在裡面用慘不可聞的聲音大叫：「我那罪孽重大的器官正被它們咬嚙!」


[382]
 　從科爾多瓦直通托萊多的大路，斯溫伯恩用騾子量出的距離是72.5個小時的行程，但是一支軍隊的行軍不僅緩慢還要曲折前進，所以要從寬計算。阿拉伯人越過拉·曼查行省，塞萬提斯用生花妙筆將它寫進古典文學的園地，使全世界每個國家的讀者都能欣賞這個美妙的鄉土。


[383]
 　托萊多遺留的古物之中，「小城」建於布匿戰爭時代，「王城」是公元6世紀的建築，諾尼烏斯的敘述著墨不多。他從羅德裡克那裡借用摩爾人的畫像，但是很謙虛地暗示那命定的宮殿不過是羅馬人的圓形劇場。


[384]
 　托萊多的羅德裡克在《阿拉伯人史》裡面描述翡翠桌，並且把「美迪納特·阿美達」這個阿拉伯文字放進來，看來他很熟悉伊斯蘭教的作者。但是我並不贊同德基尼的意見，說羅德裡克讀過或譯過諾瓦裡的作品，因為他過世在諾瓦裡完成歷史著作前100年。這項疏失是起於更大的謬誤：歷史學家羅德裡克·希梅內斯是13世紀的托萊多總主教，而紅衣主教希梅內斯在16世紀初期統治西班牙，德基尼把這兩個人混為一談，沒有弄清楚他們的身份，要知道後者不是寫歷史書籍的作者，而是歷史學家寫作的對象。


[385]
 　塔裡克可以在陸地的盡頭勒石為記，就像雷格納德和他的同伴完成拉普蘭的探險，在山巖上刻字炫耀作為紀念。


[386]
 　丹維爾很明確地提到哥特王國在奧斯圖裡安的復國，不過記述的文字很簡略。


[387]
 　諾瓦裡的兩位譯者德基尼和卡多納，都說穆薩進入了納博訥高盧，但是我發現無論是托萊多的羅德裡克還是埃斯庫裡亞的手稿，都沒有提到這偉大的冒險行動。有一部法國的編年史記載薩拉森人的入侵已經暫停，在完成西班牙的征服後第9年，也就是公元721年才開始進行。我甚至懷疑穆薩是否曾經越過比利牛斯山。


[388]
 　過了400年以後，狄奧德米爾包括穆爾西亞和迦太基納在內的疆域，仍舊保持在努比亞地理學家埃迪裡西的著作之中，只是名字是塔德米爾。當前的西班牙農業在衰敗的狀況下，斯溫伯恩用愉悅的心情測量一個風景優美的山谷，從穆爾西亞到奧裡韋拉只有4.5個裡格的長度，種植著上等的穀物、豆類、紫花苜蓿和柑橘。


[389]
 　簽署的日期是伊斯蘭教紀元94年雷吉布月4日，公元713年4月5日，從這個日期來看，好像狄奧德米爾抵抗了很久，穆薩的統治也因而延長不少。


[390]
 　弗勒裡(1640—1723 A.D.，教士、教會歷史學家)提供另一份條約，內容與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地區有關，訂約雙方是一位阿拉伯酋長與哥特人和羅馬人，簽訂的時間是愷撒紀元782年或公元734年：教堂應繳稅款定在25磅黃金，修道院是50磅，主座教堂是100磅；基督徒的案件由他們的伯爵審理，情節重大者要知會地區的官員；教堂的大門必須關閉，要尊敬穆罕默德的名字。我無法看到原文，無法證實或是消除一個在暗中流傳的可疑事件，也就是偽造文件使鄰近一所修道院獲得豁免權。


[391]
 　有幾位阿拉伯歷史學家證實穆薩有這種企圖，可以與米特拉達梯相媲美，從克里米亞向羅馬進軍；或者像愷撒那樣先征服東方，再從北方班師回朝；漢尼拔真正成功的冒險事業才是他的榜樣。


[392]
 　我對於公元8世紀的兩本阿拉伯作品下落不明感到非常懊惱，一本是穆薩的傳記，另一本是敘述塔裡克豐功偉業的詩集。這些都是可信的作品：前面那本是穆薩的孫子所撰，他從親人遭受屠殺中脫逃；後者是西班牙第一任哈里發阿卜杜勒·拉赫曼的首相，他或許曾經與征服者的一些老兵談過話。


[393]
 　在這些引用的資料裡，前者是一個瓦倫提亞的阿拉伯人從《西班牙名人傳》中取得，後者是來自哈里發以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編年史，還有格拉納達王國一部很特別的歷史，由卡西裡將之譯成很完整的譯本。後面這部史書的作者是格拉納達的土著伊本·卡提布，與諾瓦裡和阿布·爾菲達是同時代的人(1313—1374 A.D.)，是一位歷史學家、地理學家、醫生和詩人。


[394]
 　12世紀有位塞維爾的阿拉伯人寫了一份內容豐富的農耕論文，藏在埃斯庫裡圖書館，卡西裡在翻譯的時候還加上了自己的意見，他把引用資料的作者開列名單，包括阿拉伯人、希臘人和拉丁人。要是安達盧西亞人看到這麼多的陌生人，一定會感到奇怪，雖然中間有他們的同胞哥倫梅拉(公元1世紀的軍人和農業專家)。


[395]
 　卡西裡譯出歷史學家拉西斯原始的證言，非常肯定地說是在阿拉伯人著的《西班牙名人傳》中，但是我對裡面提到卡斯特列這個地點感到非常驚奇，因為在公元8世紀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名字，王國一直要到公元1022年才建立，是在拉西斯以後100多年。繳納貢金的行省並不用這個稱呼，而是指在摩爾人的高壓下爭取獨立的一些城堡。如果卡西裡是評論家，就得澄清這方面的爭執，也許這是他自己編造的。


[396]
 　卡多納算出歲入是1.3億個法國裡弗赫(譯按：法國古老的貨幣單位，相當於1磅白銀)，顯示出一片和平繁榮的景象，能夠消除摩爾人編年史千篇一律的血腥場面。


[397]
 　我很高興能獲得一本印刷精美和生動有趣的著作，只有馬德里宮廷的大手筆才能貢獻到世人面前。《埃斯庫裡亞珍藏阿拉伯-西班牙叢書》的發行是西班牙出版界的光榮，僅是手稿的編號就有1851份，編輯能夠很用心地分類，長篇大論引用相關的文獻，對於我們瞭解伊斯蘭文學和西班牙歷史大有裨益。寶貴的遺物現在保管得很好，但是這種事情容易產生怠惰的心理，1671年一場大火把埃斯庫裡圖書館大部分建築物燒燬，那裡面收藏有格拉納達和摩洛哥極為豐富的戰利品。


[398]
 　遭到禁止的教派和尚能容忍的教派之間，所受到的待遇有很大的區別。那些偶像崇拜者或沙雷的塞伯伊人，阿爾·曼門哈里發在與他們的談話中表達得非常清楚，神聖的天啟肯定信奉正道的人才是真正的信徒。


[399]
 　《聖書》或《阿維斯陀聖書》是伽巴爾人的聖經，經過他們自己或伊斯蘭教徒的認定，是亞伯拉罕從天堂接受的10卷書的其中之一，因而他們的宗教能夠有幸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宗教。我怕我們對瑣羅亞斯德的體繫瞭解不夠深入，無法獲得任何純粹和充分的敘述，普裡多博士所接納的觀點，說瑣羅亞斯德對那些囚禁在巴比倫的猶太先知而言，不僅是唯命是從的奴隸也是有專門研究的學者。波斯人曾經做過猶太人的主子，或許會感到很光彩，即使這種光彩並沒有多大價值。


[400]
 　《天方夜譚》是東方世界一幅描繪真實、風趣迷人的圖畫，祆教和祆教信徒表現出最可憎的風氣，他們每年要將一名穆斯林作為奉獻給火的犧牲品。瑣羅亞斯德的宗教跟印度教毫無關係，也沒有類似之處，然而伊斯蘭教徒經常會混淆不清，帖木兒由於這種誤會而大開殺戒。


[401]
 　阿爾·曼門這種肯定的表示對於3個教派當然有利。至於薩比安派模稜兩可的宗教，就沙雷古老的多神教徒來說，可以用來庇護他們偶像崇拜的信仰。


[402]
 　德貝洛提到的這個奇特的故事，是從密孔德那裡聽到的，何況他很相信孔德米爾。


[403]
 　密孔德是赫拉特人，用波斯語寫出一部《東方通史》，涵蓋的時間從創世紀到伊斯蘭教紀元875年(1471 A.D.)，這位歷史學家在伊斯蘭教紀元904年(1498 A.D.)負責管理一座皇家圖書館，他完成了7或12部廣受讚譽的作品，等到伊斯蘭教紀元927年即公元1520年，他的兒子孔德米爾加以刪減編成三卷。佩特·克洛將這兩位作者分得很清楚，至於德貝洛就不甚了了，他那卷帙浩繁的摘要本用孔德米爾這個並不適當的具名，事實上應該是父親的作品。成吉思汗的歷史學家參考密孔德的手稿，這是從他的朋友德貝洛那裡獲得。這份奇特的殘本後來用波斯文和拉丁文出版，編者還讓我們懷著希望能得到密孔德的續篇。


[404]
 　最後的祆教祭司以底裡麥特人馬爾達維吉名望最高勢力最大，他在10世紀初葉統治波斯北部的行省，就在裡海附近。但是他的士兵和繼承人是步武人，公開宣佈接受穆罕默德的信仰，建立步武王朝，我認為瑣羅亞斯德的宗教在這個時期才真正滅亡。


[405]
 　約翰·夏爾丹爵士在我們現代的旅行家中，不能說最有學問但是見解高人一等而且充滿好奇心，所以才報道伽巴爾人在波斯目前所處的狀況。他的夥伴像是瓦勒(1586—1652 A.D.，旅行家)、奧勒阿里烏斯、泰弗諾、塔韋尼爾(1622—1686 A.D.，神學家)等人，由於我的搜尋沒有獲到任何資料，發現他們對這個有趣的民族，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毫無打算。


[406]
 　從教皇的信函和帕吉的批評中，我們知道他查出摩爾君王的姓名和家族，最傲慢的羅馬教皇與他通信時都要彬彬有禮。


[407]
 　大約在10世紀中葉，皇帝奧托一世有位勇氣十足的公使，指責科爾多瓦的教士過分順從，等於犯下重罪。


[408]
 　莫札勒布基督徒的禮拜和祈禱就是運用托萊多教堂的古老儀式，但是受到教皇嚴厲的譴責，要對他們施與劍與火的審判。事實上，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們在教堂的祈禱一直使用拉丁語。然而在11世紀時，發現有需要將西班牙宗教會議的宗教法規(愷撒紀元1087年或公元1039年)抄錄出一份阿拉伯文的譯本，在摩爾王國供主教和教士使用。


[409]
 　帕吉用公正的態度提到卡斯蒂利亞的斐迪南光復塞維爾時，發現那裡除了戰俘，沒有一個基督徒。維特裡阿科在公元1218年描述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莫札勒布基督徒的教堂，所用的經文是抄自一些更為古老的書籍。我必須說明一下，在伊斯蘭教紀元677年(1278 A.D.)那個時期，指的是法學論文的抄本而不是著作的時間，這裡面記載著科爾多瓦的基督徒所享有的公民權利。猶太人是唯一不信國教者，格拉納達國王阿布·瓦裡德不予支持但仍然容忍。


[410]
 　利奧·阿非利加努斯如果可以在阿非利加發現基督教的遺跡，就會奉承他的羅馬主子。


[411]
 　一志論者異端的腐敗和墮落，最早出現在希臘教長的身上，對皇帝顯得不夠忠誠，對阿拉伯人顯得較不惹人厭。


[412]
 　摩塔赫德的統治期間是從公元892—902年，祆教祭司在帝國的宗教中仍舊保有他們的名位和階級。


[413]
 　雷蘭就伊斯蘭的政策和法律說明一般的限制和規定。穆塔瓦克爾哈里發(847—861 A.D.)極為嚴苛的詔書現在仍舊有效，歐提奇烏斯和德貝洛也都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哈里發歐麥爾二世實施宗教迫害，希臘人狄奧菲尼斯不僅提到，或許還盡力誇大。


[414]
 　聖優洛吉烏斯紀念和表揚科爾多瓦的殉教人士，後來自己也成為受害人。哈里發召開宗教會議，含糊其詞地指責他們過於魯莽的行為；弗勒裡倒是能做持平之論，說他們的行動不可能符合古代的紀律要求。他們的行為可以讓人明瞭公元9世紀時西班牙教會的狀況，雖然為時短暫，但是印象非常深刻。


[415]
 　在伊斯蘭教紀元385年(995 A.D.)，作者伊本·阿爾瓦迪對這幅伊斯蘭世界的地圖仍會感到滿意。之後他們雖然喪失了西班牙，但又征服了印度、韃靼地方和土耳其的歐洲部分，也可以讓他們獲得平衡。


[416]
 　麥加的學院將《古蘭經》的阿拉伯文當成死亡的語言來傳授，丹麥旅行家拿這個古老的語言來與拉丁語相比，說是漢志和也門就像意大利人一樣說通俗的平民腔調，至於敘利亞、埃及、阿非利加的阿拉伯方言，就像拉丁語裡的普羅旺斯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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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章 阿拉伯人兩次圍攻君士坦丁堡 進犯法蘭西為「鐵錘」查理擊退 倭馬亞和阿拔斯兩個王朝的內戰 阿拉伯的學術和知識 哈里發的奢侈豪華生活 對克里特、西西里和羅馬的海上事業 哈里發帝國的分裂和式微 希臘諸帝的敗北和勝利(668—1055 A.D.)

阿拉伯人首次從沙漠中崛起，必定會為輕易而快速取得的成功感到驚奇不已。他們步上勝利之途，到達印度河的兩岸和比利牛斯山的頂峰。當他們一再試用銳利的彎刀和信仰的力量，發現沒有任何民族能夠抵擋戰無不勝的軍隊，也沒有任何邊界能夠限制先知的繼承人擴展他的疆域時，他們更是感到不可思議。說實話，我們倒是可以把士兵和教徒的信心當成他們勝利的主要因素。態度平和的歷史學家必須費盡力氣追隨薩拉森人快速的行動，他們一直想要提出解釋和說明，教會和國家能夠用什麼方法和手段，將他們從迫近的危險中拯救出來，他們似乎已經是在劫難逃。西徐亞和薩爾馬提亞的沙漠靠著面積的廣袤、氣候的嚴酷和人民的窮困獲得保護，何況還有勇氣十足的北國牧人；中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很難進入；除此以外，位於溫帶的絕大部分地區已向伊斯蘭的征服者稱臣，連年戰禍和精華行省的喪失使希臘人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歐洲的蠻族也為哥特王國的不堪一擊而感到膽戰心驚。基於這種探索的著眼點，我必須將歷史的真相交代清楚，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將我們的不列顛祖先和高盧鄰居，從《古蘭經》的民事和宗教桎梏中解救出來，不僅保護了羅馬教廷的尊嚴，也延緩了君士坦丁堡遭受奴役的命運，鼓舞基督徒發揮抵抗的精神，對他們的敵人散佈分裂和衰敗的種子。


 一、阿拉伯人第一次圍攻君士坦丁堡及和約的簽訂(668—677 A.D.)

穆罕默德從麥加出亡之後不過46年，他的門徒便全副武裝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外面。
[1]

 先知的話無論真假都能激起士兵奮勇向前的士氣：對於第一支圍攻愷撒城市的軍隊，他們的罪孽全部可以獲得赦免。自古以來羅馬人的光榮戰績，會轉移到新羅馬征服者的身上，君士坦丁堡這個經過挑選的位置被用來當作皇家的都城和貿易的中心，積存著世界各國的財富。哈里發穆阿維亞打倒他的敵手、鞏固他的王權以後，馬上發起這次神聖的遠征行動，急著要用勝利和光榮來為血腥的內戰贖罪。他用海陸並進的準備工作來對付這個重要的目標，把指揮大權授予一位身經百戰的勇士蘇富揚；葉茲德作為教徒領袖的兒子和指定繼承人親自參加戰鬥，更激勵起了部隊旺盛的鬥志。希臘人的前途堪慮，使他們的敵人有恃無恐，統治的皇帝缺乏勇氣和警覺之心，只能拿他的祖父赫拉克利烏斯在晚年不光彩的事跡作為榜樣，他取名為君士坦丁也是一種侮辱。薩拉森人的水師沒有受到耽誤和阻礙，通過毫無防衛能力的赫勒斯滂海峽；即使就是現在，土耳其政府不僅衰弱而且社會混亂，卻還在維持這個天然屏障用來保護首都的安全。
[2]



阿拉伯艦隊停泊後，部隊在距城市7英里的赫布多蒙宮殿附近下船。在幾天之內從早到晚絡繹不絕的攻城序列，由君士坦丁堡城門之一的金門向著東邊的海岬展開，後續縱隊的數量和壓力迫使最前列的勇士發起突擊。然而圍攻者對於君士坦丁堡的實力和資源評估不夠正確。人數眾多和紀律嚴明的守備部隊防衛著堅固而高聳的城牆，他們的帝國和宗教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羅馬人重新燃起堅韌不拔的精神。流亡人員從被征服的行省陸續趕來，像防守大馬士革和亞歷山大裡亞一樣再度奮戰到底。火攻發揮了奇特而驚人的效果，使薩拉森人的士氣大受打擊。希臘人堅強而有效的抵抗使阿拉伯部隊轉移目標，對普羅蓬提斯海周邊的歐洲和亞洲海岸，進行更為輕鬆的掠奪性襲擊。他們控制了整個海面，從4月一直到9月，在冬季來臨之前從首都後撤80英里，在庫濟庫斯島建立戰利品和糧食的倉庫。阿拉伯人的耐性毅力是如此倔強頑強，作戰行動反而顯得萎靡不振，在後續的6個夏季中重複同樣的攻擊和撤退。他們的希望和勇氣在戰鬥和火攻之下逐漸化為烏有，直到海難和疾病帶來厄運，他們被迫放棄這毫無成果的冒險行動。他們悲悼3萬穆斯林的殉教和損失，也為他們死得其所，能在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中犧牲性命而感到慶幸。

阿布·阿尤布的葬禮使基督徒感到好奇。這位德高望重的阿拉伯人是穆罕默德碩果僅存的友伴，也是麥地那的輔士之一，曾經用自己的身體來掩護奔逃中的先知的頭部。他在年輕時投身在神聖的旗幟之下，參加貝德爾和奧斯德兩次會戰的戰鬥，到了壯年時，則是阿里的朋友和追隨者，暮年還要奉獻剩餘的精力和生命，為了對抗《古蘭經》的敵人，犧牲在遙遠和危險的戰爭之中。他的光榮事跡受到大眾的尊敬，但埋葬的地點受到忽視也被人遺忘，要過了780年以後，直到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攻佔時才被人發現。及時出現的幻象(每種宗教都會使用這種手法)顯示出神聖的地點，就在靠近海港的城牆下面。於是歷任的土耳其蘇丹都選擇阿尤布清真寺，舉行儀式簡單和表揚武德的就職典禮。

阿拉伯人的圍攻失利，使得羅馬軍隊的聲譽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得以恢復，對於薩拉森人的光榮戰績投下為時短暫的陰影。希臘使臣在大馬士革受到優容，他與埃米爾和古萊西族的重要人士舉行會議，兩個帝國之間簽訂了為期30年的和平條約或停戰協定，主要的條款是定出每年的納貢：阿拉伯人要付出50匹純種血統的駿馬、50個奴隸和3000塊金幣，這使得教徒領袖的尊嚴大受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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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邁的哈里發渴望保有他的領土，餘生能在平靜的氣氛中頤養天年。就在摩爾人和印度人聽到他的名字而驚顫不已時，他的皇宮和大馬士革城池受到馬爾代特人和馬龍教派的襲擾。這個教派位於利巴努斯山脈，成為帝國最堅強的屏障，後來希臘人基於啟人疑竇的政策，將他們解除武裝再予以遷離。

倭馬亞家族在阿拉伯和波斯發生叛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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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統治的地區縮減到敘利亞和埃及，災難和畏懼迫使他們依從基督徒的強行索取，貢金增加到在每一個陽曆年的365天，每天要付出1個奴隸、1匹馬和1000枚金幣。然而等到帝國再度統一在阿卜杜勒·馬立克的武力和策略之下，他拒絕接受這種奴役的標誌，這不僅違背他的良知，更加傷害他的自尊，於是他停止支付貢金。在查士丁尼二世的瘋狂暴政之下，他的臣民正在叛亂，還不斷變換敵手和繼承人，使憤怒的希臘人無力採取任何行動。阿卜杜勒·馬立克統治之前，薩拉森人為能夠隨心所欲據有波斯人和羅馬人的財富，尤其是科斯羅伊斯和愷撒的錢幣，而感到非常滿意。後來這位哈里發發出命令，設立一個國家的制幣廠，雖然受到一些膽怯的法理學家的嚴厲指責，但還是在金幣和銀幣上雕刻第納爾的字樣，用來稱頌真主和穆罕默德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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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瓦立德哈里發的統治之下，公眾的稅收記錄不再使用希臘的語文和數字。如果這種改變有助於創造和推廣現行的數字，就是阿拉伯或印度的十進制，那麼對於促進算術、代數和數理科學的發展，這項官方規定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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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次圍攻君士坦丁堡和希臘火的運用(716—718 A.D.)

當瓦立德哈里發坐在大馬士革的寶座上面無所事事的時候，他的部將完成了對河間之地和西班牙的征服，薩拉森人第三支大軍遍佈小亞細亞各行省，快要接近拜占庭都城的邊界。第二次圍攻的大舉進擊和羞辱敗逃，發生在他的弟兄索利曼在任時，索利曼具有積極進取和黷武好戰的精神，在接任哈里發以後要加速實現雄心壯志的企圖。希臘的帝國發生重大變革，暴君查士丁尼二世慘遭報應以後，一位生性謙恭的秘書阿爾泰米烏斯，也就是後來的阿納斯塔修斯二世，抓住機會或是憑著功績身穿紫袍登上帝座。戰爭的聲音使他提高警覺，使臣從大馬士革帶回令人驚懼的信息，薩拉森人在海上和陸地已經完成了武力的整備，實力之強遠超過以往的經驗和現在的想像。阿納斯塔修斯全力應付迫近的危險，他的預防措施就他的地位來說已經是盡力而為了。他發佈一道緊急命令，任何軍民要有維持生存的能力來應付3年圍攻作戰，否則就要從城市撤離。公家的穀倉和軍械庫全力補充保持最大存量，破損的城牆全面予以修復加強，拋擲石塊、射矢和火球的投射器具沿著防壁配置，也裝在作戰用的雙桅帆船上，同時要趕緊建造以增加船隻的數量。不戰而屈人之兵較之擊退敵人的攻擊，不僅更為安全也可以獲得更大的榮譽，於是他構思出一個超出希臘人的勇氣和精神的計劃，那就是燒掉敵人水師所貯藏的材料。阿拉伯人從利巴努斯山砍伐扁柏，把木材堆積在腓尼基的沿海地區，用來供應埃及艦隊的需要。這個有創意的冒險行動因為部隊的怯懦或出賣遭到失敗，就帝國新的編組和術語來說，獲得的稱呼與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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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關係。這些地區的部隊殺害直屬的首長，在羅得島拋棄自己的連隊標誌，流竄於鄰近的大陸地區，等到他們將紫袍授予一個負責稅收的官員，以前的罪行獲得赦免並且受到重賞。這個人有偉大君主的名字，本來可以將自己推薦給元老院和人民，但狄奧多西三世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就被迫退位進入修道院，把國家交到伊索裡亞人利奧三世堅定的手裡，在緊急的狀況下防衛首都和帝國的安全。

薩拉森人中最讓人敬畏的人物，就是索利曼哈里發的兄弟穆斯勒瑪哈，他率領12萬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出征，大部分人員都騎馬或乘坐駱駝，連續圍攻提亞納、阿摩裡烏姆和帕加馬等地，獲得足夠的時間來訓練他們的攻城技巧和提高成功的希望。從阿比杜斯這個眾所周知的地點渡過赫勒斯滂海峽，伊斯蘭的龐大兵力第一次從亞洲運到歐洲。阿拉伯人之後橫掃位於普羅蓬提斯海濱的色雷斯城市，從陸地這邊包圍君士坦丁堡，環繞自己的營地挖出一道壕溝並建起防壁，準備和配置攻城的器具，用言語和行動表示打持久戰的決心，期望在播種和收穫的季節歸去，當然先決條件是要戰勝倔強固執的被圍者。希臘人很樂意出錢救贖自己的宗教和帝國，城市每個居民按人頭繳納貢金，每人值一枚金幣。可是這項慷慨的建議遭到拒絕，穆斯勒瑪哈由於埃及和敘利亞所向無敵的水師即將來臨，所以氣焰狂妄得不可一世。據說船的總數是1800艘，但是憑著數量就洩露出船隻的型式實不足取，同時還提到20艘堅固且容量特大的船艦，每艘可以裝載100名重裝步兵，但是噸位過重會妨礙整個艦隊的行程。

艦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航行，朝著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出口前進，就希臘人的言語來形容，說是海面上有一片樹林在移動。薩拉森將領決定要在這個重要的夜晚發起陸地和海上的攻擊。皇帝為了引誘敵人並堅定接戰的決心，將防衛海港入口的鐵鏈放下。就在阿拉伯人遲疑不決，不知道是否要抓住這個好機會，以及憂慮這是否是一個陷阱時，毀滅的工具已經完成準備即將出動。希臘人的火船衝向敵人的艦隊，阿拉伯人的部隊和船隻都陷入熊熊烈焰之中，混亂狀況下急著逃離的船艦相互撞在一起，被大海的波濤所吞沒。此後，我沒有發現任何能夠產生威脅要來絕滅羅馬帝國名號的艦隊的跡象。還有一個極其重要而且無可彌補的損失，就是索利曼哈里發在敘利亞靠近金尼斯陵或卡爾基斯的營地，因為消化不良而暴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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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他正準備率領東方余留的部隊，前來對付君士坦丁堡。哈里發的寶座為他的一個親戚也是仇人所繼承。索利曼是積極而能幹的君王，他的寶座落在一個宗教偏執者的手裡，不僅一無是處，而且產生了有害的後果。

哈里發歐瑪爾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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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於盲目信念所產生的顧忌心理，使他從開始就對現況感到滿足，圍攻作戰要延續一整個冬季，問題不在於他的決定，而是他的疏忽。這年冬天的寒冷出乎意料，有100多天地面堆滿厚厚的積雪，習慣炎熱氣候的埃及和阿拉伯土著，在到處結冰的營地裡凍得全身麻木、了無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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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等到春回大地才逐漸恢復，在大家的支持之下進行第二次的努力。兩支龐大的船隊運來穀物、武器和士兵，使他們的災難得到解救：第一支船隊來自亞歷山大裡亞，有400艘運輸船和長龍；第二支船隊從阿非利加各港口開過來，包括360艘一般船隻。但是「希臘火」再度發揮威力，之所以沒有達成最大的毀滅效果，那是因為穆斯林獲得的經驗和教訓使他們保持安全的距離，還有就是埃及水手的變節反正，他們駕船投向基督教皇帝。首都的貿易和航運開始恢復，漁產能夠供應居民的需要，甚至可以滿足奢侈的生活。

然而穆斯勒瑪哈的部隊很快感受到饑饉和疾病的災禍，等到饑饉的悲慘局面逐漸緩和，物資的供應不足迫得他們吃最不乾淨和違反自然的食物，這些有害的東西使得可怕的疾病開始蔓延。征服的精神甚至宗教的狂熱全都消散得無影無蹤，薩拉森人無論個人還是小隊伍都不敢離開戰線到處亂跑，生怕落在色雷斯農夫的手裡，會慘遭毫不留情的報復。保加利亞人有一支軍隊受到利奧的禮物和承諾的吸引而離開多瑙河。這支野蠻的協防軍為了補償他們對帝國過去所犯的惡行，在這次的作戰中擊敗並殺死2.2萬名入侵的亞洲人。他們同時很巧妙地散佈一則消息，說拉丁世界的法蘭克人這個為對方所不瞭解的民族，正在水陸並進前來保衛基督教的事業，勢不可當的援助在營地和城市激起完全不同的期盼。在圍攻13個月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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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希望的穆斯勒瑪哈從哈里發那裡接到深受期盼的撤軍許可。阿拉伯騎兵部隊渡過赫勒斯滂海峽，穿越亞細亞的行省，一路上毫無耽擱，沒有任何阻礙。但是有一支他們同胞的軍隊，在比提尼亞一帶遭到殲滅。剩餘的艦隊再三受到暴風雨和火攻的損害，只有五條長龍回到亞歷山大裡亞港，敘述他們令人難以置信的災難和各種遭遇。

在這兩次圍攻作戰中，君士坦丁堡獲得解救主要歸功於新奇可怕和發揮功效的希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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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調配和運用人工縱火劑的重大秘密來自卡利尼庫斯的傳授，他是敘利亞的赫利奧波利斯人，曾經在哈里發的手下服務，後來轉而報效皇帝的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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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家和工程師的技術同時被用來拯救艦隊和軍隊，當墮落的羅馬人和東方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對抗薩拉森人宗教狂熱的好戰和朝氣蓬勃的士氣時，所幸軍事科技的發明和改進能用於這個苦難的時代。歷史學家懷疑自己沒有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加上拜占庭的說法是如此神奇，所有的例證是如此粗糙，整個的實情是如此保密，因此不敢分析這個非常特殊的配方。從他們急著掩飾甚至欺騙的暗示，知道希臘火的主要成分是石油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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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液體瀝青，是一種質地很輕、黏性很大而又易燃的油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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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下噴出來接觸到空氣就會燃燒。他們將石油醚和硫黃以及從常綠樅木中提煉出來的松脂一起混合，至於混合的方法和比例那就非我所知了。

這種混合物會產生一股濃煙和很大的爆炸聲，燃起兇猛和持久的火焰，不僅垂直向上升起，還會以同樣暴烈的方式向下方和側面擴散。澆水不會使它熄滅，反而助長火勢使燃燒更為快速，只有沙土、尿液和醋可以中和或壓制威力強大的藥劑那種狂暴的性質，因而獲得希臘火、液體火或「海上之火」的稱呼。不論是使用於海上還是陸地、會戰還是圍攻，同樣可以發揮功效，對敵人造成傷害。在防壁上用大鍋裝著澆灑下去，或是裝在燒紅的石球或鐵球裡拋擲出去，或是投射箭矢和標槍，上面繞著亞麻或大麻的纖維，先在容易燃燒的油液裡浸泡過；有時裝載在火船上面，火船是犧牲品也是工具，對敵人產生最大的報復行動；最常見的方式是用很長的銅管將它吹灑，這種器具裝在長龍般的船頭上，外形經過修飾像是野蠻怪物在張著大嘴，噴出一條液體，成為燒燬一切的烈焰。這門極其重要的技術被當作國家的守護神保存在君士坦丁堡中，海上的火船或陸地的投射工具有時會借給羅馬的盟軍，但是希臘火的配方被當成最珍貴的隱秘藏起來，敵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受到奇襲會更加恐懼。有一篇論文敘述帝國的施政作為，皇家的作者建議他們的回答和借口，是使魯莽好奇和強行索取的蠻族打消念頭的最好辦法：他們提到神秘的希臘火是天使最早透露給君士坦丁大帝的，這天國送給羅馬人的禮物附帶神聖的禁令，這項特別的恩惠只賜予羅馬人，絕不可以傳授給任何外國的民族，不論是君主還是臣民都要受到約束保持宗教的沉默，違反的人員要以謀逆叛國和褻瀆神聖的罪名接受塵世和宗教的懲罰，就是起了邪惡的企圖，也會激怒基督徒的上帝突然施以超自然的報復。

運用這種預防的措施，東方的羅馬人保守秘密長達400年之久，到了11世紀末葉，比薩人對天下的萬事萬物無所不知，想盡辦法要刺探希臘火的配方，卻始終未能如願。最後配方還是被伊斯蘭教徒發現或是偷走，在敘利亞和埃及的聖戰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打擊在基督徒的頭上。一位武士藐視薩拉森人的刀劍和長矛，但是用非常誠懇的口吻提到，他和戰友都極為驚懼，他們不僅看到也聽見可怕的器具噴出一股希臘火。更早的法國作者稱之為「feu Gregeois」，按照儒安維爾
[16]

 的說法，像一條有大木桶那樣粗的火龍，拖著長長的尾巴飛過天空，發出雷鳴的聲音和快速的閃電，蒼白的光芒照亮陰森的黑夜。「希臘火」以及現在可以稱為「薩拉森火」的運用，一直延續到14世紀的中期。
[17]

 後來出於科學的試驗和偶然的情況，發明成分為硝石、硫黃和木炭的混合物，使得戰爭的技術和人類的歷史都引起一場新的革命。
[18]




 三、阿拉伯人進犯法蘭西的遠征和勝利(721—731 A.D.)

君士坦丁堡和希臘火或許拒止了阿拉伯人進入歐洲東方的門戶，但是在西方，比利牛斯山一側的高盧行省受到西班牙征服者的威脅和侵略。
[19]

 法蘭西王國的衰敗招來貪得無厭的宗教狂熱分子乘機發起攻擊。克洛維的後裔沒有繼承先輩黷武好戰和凶狠殘暴的性格，墨洛溫王朝最後幾位國王的不幸處境或重大缺失，使他們被安上「懶骨頭」的綽號。
[20]

 他們登上帝座卻毫無權力，身後之事沒有人知曉。貢比涅
[21]

 附近的鄉村宮殿成為他們的居處或監獄，但每年的3月或5月他們被牛車帶到法蘭克人的會場，接受外國使臣的覲見，批准皇宮總管所擬訂的文件和法案。這位家臣成為國家的首長和君王的主子，公家的職位變為私人家族的世襲產業。老一代的丕平逝世以後留下一個成年的國王，受到他的孀婦和子女的監護，但是孤兒寡婦的統治權，被丕平的私生子採用積極的手段強行奪走。這樣一個半野蠻半墮落的政府幾乎就要解體，屬國的公爵、行省的伯爵以及地方的領主對衰弱的王國抱著藐視的態度，皇宮總管的野心成為他們模仿的對象。在這些獨立自主的首長之中，行事大膽而又獲得成功的厄德是阿基坦的公爵，在高盧南部各個行省建立莫大的權勢，幾乎要篡奪國王的頭銜。哥特人、加斯科涅人和法蘭克人都聚集在這位基督徒英雄的旗幟之下，擊退薩拉森人最早的侵略行動，使哈里發的部將扎瑪在圖盧茲城下喪失他的軍隊和性命。扎瑪的後任為了報復激起雄心壯志，帶著征服的手段和決心再度越過比利牛斯山。納博訥
[22]

 居於有利的位置才被羅馬人選為最早的殖民地，現在成為穆斯林奪取的目標。他們對於塞普提馬尼亞或是朗格多克行省提出主權的要求，認為這個行省是西班牙王國的從屬國：加斯科尼的葡萄園和布爾多的城市，為大馬士革和撒馬爾罕的統治者所據有；法蘭西的南部地區從加龍河口到隆河，全部採用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

然而阿卜勒·拉赫曼或稱阿卜德·拉姆有旺盛的企圖心，對這塊狹小的地區抱著藐視的態度，哈希姆哈里發為了滿足西班牙士兵和民眾的意願，特別命令他要光復這片國土。這位資深而大膽的指揮官要讓法蘭西和歐洲剩餘的部分全都服從先知，為了執行這項決定，他率領一支聲勢浩大的軍隊，滿懷信心要戰勝所有天然或人為的反對力量。他首先要考量的事項是要鎮壓內部的叛徒，穆努扎是一位摩爾人酋長，控制比利牛斯山最重要的關隘，已與阿基坦的公爵建立聯盟關係。厄德出於公眾或私人的利益，將美麗的女兒嫁給阿非利加這位背棄穆斯林的改信者。然而色當這個堅固的城堡被優勢兵力包圍，叛徒在山區被擊潰，阿非利加遭到殺害，留下的寡婦被當作俘虜送到大馬士革，用來滿足教徒領袖的慾望或虛榮。阿卜德·拉姆一點都不耽擱，從比利牛斯山進軍渡過隆河，包圍阿爾勒。一支基督徒的軍隊企圖前來解救這座城市，他們的領袖所埋葬的墳墓在13世紀還可見到，數以千計的屍體被丟進滾滾激流，被衝到地中海。阿卜德·拉姆的軍隊在海岸邊得到同樣的勝利，在毫無抵抗之下渡過加龍河與多爾多涅河，這幾條河流都注入了布爾多灣。當他渡過以後，發現了英勇無畏的厄德駐紮的營地。厄德已經組成第二支軍隊，同時也遭到第二次的敗績，給基督徒帶來致命的打擊，要是按照他們極為悲傷的自白，只有上帝才算得清被殺的人數。

勝利的薩拉森人佔領了阿基坦的各個行省，原來的哥特名字被篡改而不是喪失，變成現代的稱呼，像佩裡戈爾、聖通日和普瓦圖。阿卜德·拉姆的旗幟被插上圖爾和桑斯的城牆，至少也曾經出現在城門外。他的分遣部隊遍及勃艮第王國，最遠到達里昂和貝桑松這些知名城市。阿卜德·拉姆對這片國土和其上的人民毫不心慈手軟，受到蹂躪的記憶長久以來保存在傳統之中。摩爾人或伊斯蘭教徒入侵法蘭西，為這些傳奇故事提供了最早的基本材料，在騎士制度的浪漫故事中被大幅扭曲，由意大利詩人用文雅的筆調加以修飾和描述。在社會和工藝都已殘破不堪的時代，那些被人遺棄的城市給薩拉森人提供了為數不多的戰利品，他們只能在教堂和修道院發現值錢的物品可以劫掠，拆除所有的裝飾投進火焰之中。無論是普瓦提埃的奚拉裡還是圖爾的馬丁這兩位主保聖徒，都忘記使用神奇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墓地。勝利的隊伍從直布羅陀的岩石到羅亞爾河岸，迤邐的路途長達1000英里，要是再走過同樣的路程，就可以使薩拉森人到達波蘭邊境或蘇格蘭高地。萊茵河並不會比尼羅河或幼發拉底河更難渡過，阿拉伯人的艦隊不必經過一次海戰就可駛進泰晤士河口。牛津大學或許現在還要教授《古蘭經》的釋義，學生可能要對這個受到割禮的民族宣揚穆罕默德天啟的神聖真理呢。
[23]




 四、「鐵錘」查理在普瓦提埃會戰擊敗薩拉森人(732 A.D.)

有一個人憑著自己的才能和運道，把基督教世界從這種災難中拯救出來。查理是丕平的非婚生子，對於皇宮總管的頭銜以及身為法蘭克人的公爵，已經感到心滿意足，但他後來能夠成為一連串國王的始祖，倒也是名實相符。他恢復和支持帝座的尊嚴，管理政府辛勤地工作長達24年之久，像武士一樣採取積極的行動，連續粉碎日耳曼和高盧的叛亂事件，在同樣的戰役中把他的旗幟展示在易北河、羅訥河和大洋的海岸地區。現在公眾面臨危險的處境，他聽從國家的召喚，同時他的死對頭阿基坦公爵厄德，狼狽不堪地成為流亡的懇求者。這位法蘭克人大聲叫道：

啊!我的上帝!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淒慘!為什麼會這樣不幸!我們很久以來就聽到阿拉伯人的名聲和他們的征戰，一直擔心他們在東方的攻勢行動，誰知他們現在已經佔領西班牙，正從西方來侵略我們的國家。然而他們的人數和武器裝備(他們並沒有小圓盾)與我們相比，還是居於劣勢。

見識高明的皇宮總管回答道：

假若你願意聽從我的勸告，那麼就不要攔阻他們的前進，更不要過早發起攻擊。他們像一道激流，如果我們逆流而上一定會發生危險。對財物的慾念和必勝的信心，能夠讓他們勇氣倍增，這種勇氣比起兵器和數量更能發揮效用。一定要有耐心，不要著急，等他們滿載而歸時再動手。他們奪得財物後就會各自心懷鬼胎，確保我們可以獲得勝利。

這個狡猾的政策可能是阿拉伯的作者所精心杜撰出來的，查理的地位也會讓人聯想到他的拖延時間策略是出於更為狹隘和自私的動機，他暗中的企圖，是使不穩善變的阿基坦公爵厄德的自尊心受到打擊、行省受到摧殘。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拖延難以避免且情非得已。一支正規軍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整備完成，近半的國土已經落在薩拉森人手裡，按照當時他們的情況來說，紐斯特裡亞和奧斯特拉西亞的法蘭克人非常清楚迫近的危險，或是抱著不以為意的態度；格庇德人和日耳曼人樂意提供自願的幫助，但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離基督徒將領的營地還有相當遠的路程。

查理等部隊集結完畢，立即出發搜尋敵軍，發現他們位於法國中部的圖爾和普瓦提埃之間。
[24]

 他的行軍編組正好被一道山脊所掩護，阿卜德·拉姆沒有想到他會在這個地方出現並發動奇襲。現在亞洲、非洲和歐洲的民族用同樣勇敢的精神前進，發生的接戰要改變世界的歷史。前六天都是毫無秩序的混戰，東方的騎士和弓箭手能維持優勢。但是在第七天的肉搏近戰中，日耳曼人靠著強壯的意志和鐵鑄的手臂，憑著力氣和體形對東方人造成壓倒之勢，使他們的子孫確保民事和宗教的自由。於是「鐵錘」的稱號就落在查理的頭上，用來證明他那雷霆萬鈞無可抗拒的一擊。厄德的憤怒和競爭也激起更大的勇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同伴都是法蘭西騎士制度真正的貴族和保護神。經過一場血腥的戰鬥，阿卜德·拉姆被殺，薩拉森人在黃昏時候退回營地。夜晚營地中一片混亂，瀰漫著絕望的感覺，來自也門、大馬士革、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各部族各持己見引起衝突，幾乎要兵戎相向。這群剩餘的烏合之眾突然之間就這麼消散，每位埃米爾都只考慮自己的安全，只想盡快單獨撤離。天亮破曉發現敵營寂靜無聲，使得勝利的基督徒感到懷疑，接到細作的報告後，他們才敢到空無一人的帳幕搜尋遺留的財物。但是，如果我們扣除一些值得紀念的遺物，只有一小部分戰利品被歸還給無辜和合法的原主。

歡樂的浪潮立即席捲整個正統基督教世界，意大利的僧侶非常肯定地相信，35萬或37.5萬名伊斯蘭教徒被查理的鐵錘砸得粉身碎骨，
[25]

 而基督徒在圖爾戰場上陣亡的人數則不超過1500位。然而這難以置信的故事從法蘭西將領的小心翼翼，即可獲得足夠的反面證據。他顧慮敵人故意設置陷阱，不敢勇敢地發起追擊行動，同時解散日耳曼的聯軍部隊，讓他們回到故鄉的森林裡去。征服者的消極行為洩露他已經喪失實力和士氣，須知作戰收穫最大的時機不是在戰鬥的行列中，而是在逃走敵人的背後。然而法蘭克人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達成最終目的，厄德的部隊光復了整個阿基坦地區，阿拉伯人不再存著征服高盧的幻想，很快被鐵錘查理帶著忠勇的夥伴將他們趕過比利牛斯山。
[26]

 一般來說，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應該被感激的教士封為聖徒，最起碼也要獲得讚許之詞，他們靠著查理的劍才有生存的機會。但是在公眾的災難期間，皇宮總管被迫要運用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的財富，或至少是年度的歲入，來解決國家的困難和支付士兵的報酬。他的功績被人遺忘，只有褻瀆神聖的行為長留在記憶之中。在致送加洛林王朝君主的信函中，高盧的宗教會議竟然宣稱他的祖先受到詛咒，等到打開他的墳墓，從一陣火光中出現一條可怖的龍，使得旁觀者為之驚懼不已。當時還有一位聖徒縱情於歡愉的幻覺，看到鐵錘查理的靈魂和肉體，在地獄深淵中受永恆烈火的煎熬。
[27]




 五、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和西班牙的反叛(746—755 A.D.)

就大馬士革的宮廷而言，比起國內一位競爭者的崛起和發展，在西方世界喪失一支軍隊或一個行省，這點痛苦真是算不了什麼。倭馬亞家族除了在敘利亞以外，從來得不到臣民公開的支持。穆罕默德的聖傳記錄他們堅持偶像崇拜和陰謀反叛。他們改信伊斯蘭教極其勉強，人員的擢升不合常理而且是黨同伐異的結果。他們的寶座與阿拉伯人中最神聖和高貴的血統結合在一起，即使是這個世系之中最傑出虔誠的歐瑪爾，仍是不滿足於自己的頭銜。他們個人的德行不足，無法使繼承次序的改變被視為正當的行為，教徒的眼光和意願轉向哈希姆世系以及真主的使徒穆罕默德的親戚。法蒂瑪系就這方面來說妄自菲薄或是怯懦退縮，但是阿拔斯的後裔勇氣百倍而且小心謹慎，對於日漸高昇的運道滿懷希望。他們從敘利亞一個位置偏僻的居處，秘密派遣代表和宣傳人員，在東部行省藉著傳道向民眾呼籲他們具有無法取消的世襲權利：穆罕默德是阿里的兒子，阿里是阿卜杜勒的兒子，阿卜杜勒是阿拔斯的兒子，而阿拔斯是先知的叔父。穆罕默德接受呼羅珊代表團的覲見和自願奉獻的40萬枚金幣的禮物。等到他過世，眾多的信徒向他的兒子易卜拉欣宣誓效忠，他們只期望一個信號和一個領袖。呼羅珊總督看到態勢有變，繼續苦諫還是毫無效果，大馬士革的哈里發陷入昏睡之中，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直到阿布·穆斯林
[28]

 的部隊叛變，將呼羅珊總督和他的追隨者全部逐出梅魯的城市和皇宮。

阿拔斯王朝通常將阿布·穆斯林稱為「國王的製造者」，感激的宮廷終於對這位始作俑者僭越的功績做出了獎賞。阿布·穆斯林出身低賤，或許有異國血統，但還是難以壓制他那渴望權勢的精力。除了對自己的妻室忠誠，對自己的財物慷慨處理，對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毫不珍惜以外，他能用愉悅的口氣向人吹噓的事情，就是已經消滅了60萬名敵人，這話可能有幾分真實。這時他的心性和面貌都表露出無畏的莊嚴神色，除了上戰場的日子，從來沒有看到他面帶笑容。阿拉伯人為了能夠辨識清楚各種不同的派別，神聖的綠色被授予法蒂瑪派，倭馬亞派用顯著的白色，最不吉利的黑色自然被阿拔斯派採用。他們的頭巾和長袍都染上這種陰鬱的顏色，兩面黑色的旗幟裝在長矛的橫桿上，有9肘尺那麼長，被阿布·穆斯林的前鋒高舉起來迎風招展。他用「黑夜」和「陰影」這種具有象徵性的稱呼，很隱晦地表示要與哈希姆家族精誠團結並永恆傳承。從印度河到幼發拉底河，整個東方為白和黑兩個派別的鬥爭而騷動不安，阿拔斯派經常獲得勝利，然而公開的成功因領導者個人的不幸，使整個派別的前途暗淡無光。

大馬士革宮廷從長期的昏睡中驚醒，決定要對麥加的朝聖採取防範措施。易卜拉欣帶著陣營盛大的隨員隊伍，想要使自己立刻獲得先知的喜愛和人民的支持。哈里發派遣騎兵部隊阻截他們的行軍，逮捕他們的人員，命運乖戾的易卜拉欣被抓走，他們絲毫不顧慮他的王室身份，他戴著腳鐐斃命在哈蘭的地牢中。他那兩位年輕的弟弟薩法赫和曼提爾逃避了暴君的搜尋，藏身在庫法，直到民眾激起狂熱的情緒以及東部朋友的到達，他們才在失去耐心的公眾面前現身。薩法赫在星期五那天穿上哈里發的服飾，使用己派的顏色，擺出宗教和軍隊的盛大排場前往清真寺，穆罕默德合法的繼承人登上講壇，開始祈禱和講道。在他離去以後，他的親戚用效忠誓言來約束一個願意追隨的民族。然而在扎卜河的兩岸，而不是庫法的清真寺，無法和解的爭執獲得決定性的結果。白派的陣營顯然具備所有的優勢：現任政府的職責和權力；一支12萬士兵的軍隊，所面對的敵人的數量不過是他們的六分之一；哈里發穆萬的親征和他的功勳，成為倭馬亞家族第十四任也是最後一任的君主。他在登上寶座之前，在喬治亞戰爭中贏得光榮的綽號「美索不達米亞之驢」。
[29]

 就像阿布爾菲達所說，要不是永恆的命令在那一刻讓他的家族遭到絕滅，他也能進入偉大君主之列。

人類的智慧和毅力要是與天命對抗，一切努力終將歸於徒勞。穆萬的命令發生錯誤或是沒有人服從。他的坐騎單獨歸來使人產生錯誤的認知，以為他已經陣亡，哪裡知道他在必要時下馬步行。阿卜杜勒是競爭者的叔父，有能力領導這批狂熱的黑色騎兵部隊。哈里發在遭到無可避免的敗績以後逃到摩提爾，可是這時阿拔斯的旗幟已經在防壁上招展。他在緊張之際渡過底格里斯河，對於哈蘭的宮殿投以憂鬱的回顧，接著橫越幼發拉底河，放棄守衛森嚴的大馬士革，也沒有在巴勒斯坦稍作停留，最後把他的營地設置在尼羅河岸的布西爾。
[30]

 快速的奔逃使得阿卜杜勒在後面緊跟不放，追擊行動的各個階段都使他增加實力和獲得名聲。白派的殘餘人員最後在埃及一戰而潰，穆萬被長矛結束性命也免除了他的焦慮，不幸的戰敗者比起光榮的勝利者更樂於獲得這種下場(公元750年2月10日)。征服者用嚴酷的鞠訊手段要根除這個敵對家族最偏遠的旁支，他們的遺骸被挖出來挫骨揚灰，他們樹立的事跡和紀念物全部受到詛咒和摧毀，侯賽因的殉難全部報復在暴君的子孫身上。倭馬亞家族80名重要人物屈從於仇敵的仁慈或信用，受邀前往大馬士革參加宴會，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完全違犯「待客之道」，餐桌上倒臥著氣絕的屍體，客人垂死的呻吟作為音樂為這場盛宴助興。血腥的內戰使阿拔斯王朝能夠穩固建立，
[31]

 穆罕默德的門徒相互之間的仇恨和同樣重大的損失，使得基督徒只能在這方面獲得勝利。

只要薩拉森帝國不會因革命的結果造成權力的喪失和聯盟的解體，即使戰爭之劍使數以千計的人員身首異處，後續的世代也很快會補充人力。倭馬亞家族受到「公敵宣告」的懲處，只有一位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皇室青年逃脫了仇敵的魔掌。從幼發拉底河的兩岸到阿特拉斯山的谷地，到處都在捕殺這個在荒漠遊蕩的流亡人員。阿卜杜勒·拉赫曼在西班牙的鄰近地區現身，恢復白派的狂熱激情。阿拔斯派的名號和事業最早是波斯人出面為之辯護，西方對於薩拉森內戰的大動干戈完全置身事外，退位家族原來的家臣和下屬，現在處於任期不穩的狀況，卻依然掌控著政府的土地和職位。受到感恩、義憤和畏懼的強烈刺激，他們懇請哈希姆哈里發的孫兒登上祖先的寶座。他已經處於絕望的狀況，只有把魯莽和謹慎全部置之不顧。他在安達盧西亞海岸登陸時受到民眾熱烈的歡迎，經過不斷的奮鬥和努力，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科爾多瓦建立政權，成為倭馬亞王朝在西班牙的始祖，統治從大西洋到比利牛斯山之間的地區達250年之久。

阿拔斯王朝派來的部將阿拉率領一支艦隊和軍隊，在侵入阿卜杜勒·拉赫曼的領域時被他在戰場上殺死，頭顱經過鹽和樟腦防腐以後，派出一位大膽的信差將它掛在麥加的皇宮前面。曼提爾哈里發為自己的安全感到慶幸，能與這位可畏的敵手隔著遙遠的大海和陸地。雙方都有意向對外公佈發起攻勢的通告，後來全部無疾而終。西班牙脫離王國的母體，沒有成為征服歐洲的門戶。阿卜杜勒·拉赫曼始終對東方保持永久的敵對態度，轉向君士坦丁堡和法蘭西的統治者尋求和平與友誼。阿里那些無法辨識真假的後裔，像毛裡塔尼亞的伊德裡斯家族，以及阿非利加和埃及更有勢力的法蒂瑪家族，他們被倭馬亞王朝的先例激起倣傚的決心。在10世紀時，3個哈里發或教徒領袖爭奪穆罕默德的寶座。他們分別在巴格達、凱羅安和科爾多瓦進行統治，相互之間把對方革出教門，只有爭論的原則獲得一致的同意，那就是不同派別的教徒比起不信正道的人員更可惡、更罪惡滔天。


 六、哈里發的窮極奢華以及對社會的影響(750—960 A.D.)

麥加是哈希姆部族的世襲產業，然而阿拔斯王朝從來沒有意願要定都在先知的出生地或他的城市。大馬士革因倭馬亞家族的選擇而受到羞辱，何況還沾染著前朝的鮮血。在經過一段時期的遲疑不決之後，薩法赫的兄弟和繼承人曼提爾在巴格達奠基，他的後裔坐鎮光輝的皇都，進行長達500年的統治。
[32]

 選擇的地點位於底格里斯河東岸，在摩代因遺址的上方約15英里，有雙層圓形城牆，成為首都後無論是面積還是人口都迅速增加，但是現在規模縮減成一個行省的城鎮。一位名孚眾望的聖徒舉行葬禮時，從巴格達和鄰近的村莊有80萬男子和6萬婦女前來參加。這個「和平之城」
[33]

 ，處於東方的富豪之中，阿拔斯王朝很快對最早幾位哈里發的節制和儉省，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態度，渴望與波斯國王的雄偉華麗一比高下。

曼提爾經過幾場戰事和大興土木以後，所遺留的財富價值3000萬英鎊
[34]

 ，他的子女在幾年之間無論是肆意為惡還是廣行善事，很快耗用得一乾二淨。他的兒子瑪哈迪到麥加的一次朝聖，花費了600萬第納爾金幣；他同意興建貯水池和大客棧可能是出於虔誠和慈善的動機，分佈的位置要沿著700英里已經測定過的道路；他的駱駝隊載運冰塊，為了在皇家的宴會上保持水果和飲料的清涼，這使得阿拉伯的土著大感驚異。他的孫兒阿爾馬蒙慷慨的氣派受到廷臣真心的讚譽，就在他的腳從馬鐙上抽出來的片刻工夫，把一個行省歲入的五分之四贈送給他們，總額是240萬第納爾金幣。這位君王在他的婚禮中，將1000顆最大粒的珍珠撒在新娘的頭上，
[35]

 一張彩券可以獲得田地和房屋，展現各人運道的難以捉摸。在帝國的衰落期間，宮廷的光榮沒有受到損害，反而更為輝煌奪目。一位希臘使臣對虛弱的穆克塔德那極為壯觀的華麗外表，可能非常欽佩也可能產生憐憫之心。歷史學家阿布爾菲達說道：

哈里發全副武裝的軍隊包括步兵和騎兵，集結起來一共有16萬人。他的國務大臣都是受到寵愛的奴隸，穿著華麗的服裝站在身旁，腰帶閃爍著黃金和寶石的光芒。接著是7000名宦官和內侍，其中4000名是白人而3000名是黑人，僅是閽侍或門衛就有700人。遊艇和御用的船只有最豪華的裝飾，可以遊覽底格里斯河的風光。所有的宮殿都佈置得富麗堂皇，懸掛的繡帷有3.8萬幅，其中有1.25萬幅是絲織品，用金線繡出各種圖案，鋪在地面的地毯有2.2萬條。100頭獅子被牽出來亮相，每頭獅子都有專人看管。
[36]

 最稀有和最奢侈的奇觀是一株金和銀製成的大樹，分佈著18根大樹枝，用同樣金屬製作的各種小鳥，停息在細小的枝葉之間，靠著機械裝置很自然地跳動，這些鳥兒發出啁啾的鳴聲，非常悅耳好聽。經過這些奇妙而壯麗的景色後，首相將希臘使臣引導到哈里發寶座的前面。
[37]



在西方世界，西班牙的倭馬亞王朝用同樣的排場來支撐教徒領袖的頭銜。離科爾多瓦3英里的地方，最偉大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為了討好受他寵愛的妃子，構建澤赫拉這座城市、皇宮和林園，花了25年的時間和300萬鎊的經費才完成。他具備自由奔放的藝術鑒賞力，邀請君士坦丁堡的畫家，以及那個時代技術卓越的雕塑家和建築師，用1200根西班牙、阿非利加、希臘和意大利的大理石柱，支持或裝飾各種大廈和宮殿。覲見廳鑲嵌黃金和珍珠，中間有一個碩大無比的水盆，四周圍繞著形式各異和價值高昂的鳥類和走獸的雕像。花園一處高聳的亭子裡，有一個水盆和噴泉全部使用水銀，在艷陽下發出耀眼的亮光。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後宮包括妻妾、嬪妃和黑人內侍，總數有6300人，伴隨他進入戰場的是一支警衛部隊，有1.2萬名騎兵，他們的皮帶和彎刀都有黃金製成的飾釘。
[38]



我們只要居於平民的地位，慾望就會受到貧窮和服從的永恆壓制。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和勞力奉獻出來，僅僅為了侍候一位專制的君主，盲目服從他制定的法律，實時滿足他的意願。這種壯觀的場面光是想像就令人感到目眩神迷，不論理性能給予多少冷靜的勸告，對於帝王之權所獲得的舒適和侍奉，只有少數人能堅持原則拒絕接受這種考驗。要是借用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經歷，可能會有點用處。他過著富貴逼人的生活，會引起我們的讚賞和羨慕。他曾經親自寫下一份真實的記錄，在過世哈里發的私室之內被發現：

我在勝利與和平之中統治了50年，受到臣民的愛戴，獲得敵人的畏懼，贏取盟友的尊敬，這一生任情享受榮華富貴，塵世的幸福再也不值得我去尋求。我處於這種情況之下，曾經盡力回想生命之中那些真正的快樂，算算總共14件。啊!世人哪!碌碌紅塵又有什麼可留戀的呢!
[39]



哈里發的奢侈生活並沒有給他們本人帶來幸福，反倒是斷送了阿拉伯帝國的士氣，使帝國的擴張為之終結。穆罕默德最早幾位繼承人心中念念不忘現世和宗教的征服，除了供應生活的需要，全部的歲入毫無保留地用於有益的工作。阿拔斯王朝為無盡的需索和任意的揮霍弄得民窮財盡，他們沒有野心要追求遠大的目標，所有的閒暇嗜好以及全副精力，都轉用在宮廷的排場和身心的歡愉上，最有價值的報酬為婦女和宦官所侵吞，皇宮的奢華損害到君王在軍營的征戰。哈里發的臣民瀰漫著類似的風氣，時間和繁榮使嚴苛的宗教狂熱為之軟化。他們靠辛勤工作來尋求財富，用從事文學來建立名聲，以家庭生活的寧靜為幸福。戰爭再也無法激起薩拉森人熾熱的情緒，就是增加薪俸和提高賞賜，對於英勇戰士的後代也失去了誘惑力。想當年那些意氣風發的勇士，抱著獲得戰利品和進入樂園的希望，成群結隊自願投效阿布伯克爾和歐瑪爾的陣營，對比之下真是令人感到不勝唏噓。


 七、阿拉伯人的知識、思想、科學和藝術(754—813 A.D.)

在倭馬亞王朝的統治之下，穆斯林的勤學求知限於《古蘭經》的詮釋，以及用本國語言辯論和作詩。一個民族始終要面對戰場的危險，就會重視醫藥的治療效果，尤其是外科的手術。然而阿拉伯那些挨餓忍饑的醫生一直在私下抱怨，絕大部分的生意都因人們的運動和節制而變得門可羅雀。
[40]

 經過內戰和家族之間的鬩牆以後，阿拔斯王朝的臣民從精神昏睡中清醒過來，對於探求異教的科學不僅有空閒的時間也感到好奇。這種求知的精神在開始時受到曼提爾的鼓勵，他除了精通伊斯蘭的律法，在天文學的研究上也極有成就。然而等到權杖傳給阿爾馬蒙這位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發，他完成祖父的心願，將繆斯從古老的園地引進自己的國土。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和住在亞美尼亞、敘利亞和埃及的代理人，到處搜購希臘的學術書籍，遵奉他的命令找最高明的譯者將書翻成阿拉伯文，臣民在他的規勸之下勤學苦讀這些有益的作品，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在學術的聚會和辯論中，用愉悅和謙遜的態度給予最大的贊助。阿布·法拉吉烏斯說道：

他非常清楚他們都是真主的選民，是能力最強和用處最大的臣屬，奉獻一生來改進天賦才智。中國人或突厥人並沒有雄心壯志的抱負，勤勞工作是為了謀求世間的財富，以沉溺於獸性的慾念為榮。要是這些技術高明的工匠仔細看看蜂窩，裡面有不計其數的角錐體和六邊形的小室，
[41]

 就知道自己的手藝根本無法與之相比。這些堅毅過人的英雄畏懼獅子和老虎的兇猛。要是談到求偶的行為，就不如污穢的四足獸那樣充滿活力。智慧的教師是世界上真正的哲人和立法者，沒有他們的大力鼎助，人類會再度沉淪於無知和野蠻的狀態。
[42]



阿爾馬蒙的熱心和好奇為阿拔斯王朝後續的君主所傚法，就連他們的敵手阿非利加的法蒂瑪家族和西班牙的倭馬亞家族也效仿他的作為，他們既是王朝的君主，也是學術的贊助人。各行省的獨立埃米爾也認為自己同樣有皇家的特權，從撒馬爾罕和布哈拉到非茲和科爾多瓦，他們之間的競爭提高了科學的素質和報酬。有位蘇丹的首相奉獻了20萬枚金幣在巴格達興建一所學院，然後再捐助高達1.5萬第納爾的年金。教學的成果或許在不同的時期傳授給了6000名弟子，他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從貴族到工匠的兒子都有。窮困的學生有足夠的津貼，學有專長或工作勤奮的教授獲得適當的薪俸。每座城市都靠著抄錄和搜集供應阿拉伯文學作品，以滿足學者的求知和富豪的虛榮。一位私人醫生婉拒布哈拉蘇丹的邀請，因為載運他的書籍需要400頭駱駝。法蒂瑪王朝的皇家圖書館藏書有10萬冊原稿和抄本，書法典雅而且裝訂精美，開羅的學生都可以借閱，館方毫無猜疑之心也不怕對方吞沒不還。然而這種收藏只算中等規模，要是我們相信西班牙倭馬亞王朝用60萬卷書來充實一所圖書館，其中僅目錄就要編成44卷。在首都科爾多瓦及附近的市鎮，像是馬拉加、阿爾梅裡亞和穆爾西亞，當地出生的作家有300多位，安達盧西亞王國各城市開放給大眾使用的公立圖書館就有70多所。阿拉伯提倡學術的時代持續了500年之久，直到蒙古人突然帶來浩劫為止。就歐洲的編年史來說，同樣的一段時期最為黑暗和怠惰，但後來自從科學的朝陽從西方升起，東方的學術研究便開始凋萎和衰退。

阿拉伯的圖書館也和歐洲一樣，為數甚眾的藏書之中絕大多數是當地通俗書籍，主要的特點是出於想像和虛構。書架上排列著演說家和詩人的作品，風格適合國人的愛好和風俗；還有通史和一般歷史作品，循環不息的世代提供人和事的最新資料和成就；談到法學體系的法典和評注，從先知的律法中獲得權威的說明和解釋；再有就是《古蘭經》的詮釋和正統的聖傳；整個神學系統的著作，包括辯證神學、神秘論、經院神學和倫理學，年代最早或最後的作者，按照不同的評估成為懷疑論者或接受正道者。有關思考和科學的作品範圍減為四大類，那就是哲學、數學、天文學和醫學。希臘哲人的經典被譯成阿拉伯文，還加以舉例說明，此外還有很多的論述和著作也保存下來。在經過戰亂的蹂躪之後，原文現在已經喪失，只能出現在東方的譯本之中，
[43]

 像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歐幾里得、阿波羅尼烏斯、托勒密、希波克拉底和格倫的作品，
[44]

 全靠這種方式獲得永續的生命，並且有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在唯心論的體系之中，根據時代的風尚有很大的變化：阿拉伯人接納了斯塔吉拉人
[45]

 的哲學，對每個時代的讀者來說，他都同樣清晰透徹，或者說都同樣晦澀難解。柏拉圖的作品是為雅典人而寫，寓言的特性已與希臘的語言和宗教融為一體。

等到希臘的宗教式微以後，逍遙學派從名不見經傳的狀況中崛起，在東方教派的爭論中風行一時，學派的創始人由西班牙的伊斯蘭教徒傳到拉丁文的學院，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恢復盛名。學院學派和呂克昂學派的物理學，建立的基礎是辯論而不是驗證，對於知識的發展形成遲滯的作用。形而上學、有關靈魂的無限或有限的問題，經常被拿來用於迷信。然而辯證法的技巧和運用可以強化人類的才智，亞里士多德對我們的「觀念」加以系統化的整理，
[46]

 區分為「十大範疇」，他的「三段論法」是辯論的利器，薩拉森人的學院將其全盤接受，對於運用的方法非常講究，只是發揮效果在於查明謬誤，而並非探求真理，新一代的大師和門人弟子，仍舊陷身於無窮無盡的邏輯爭辯之中，倒也不足為奇了。

數學的表現極為卓越，能夠獨樹一幟，是因為在任何時代都向前發展，從未發生退步的現象。然而提到古代的幾何學，如果我沒有獲得錯誤的資料，那麼15世紀的意大利已經恢復到同樣的水平。不論最原始的說法為何，經過阿拉伯人很謙遜的證實，代數這門科學應歸功於希臘人狄奧凡圖斯。
[47]

 阿拉伯人發展出更有成就而且極為崇高的天文學，提升人類的心靈，使之能夠藐視我們所居的這個微小的行星和短暫的存在。阿爾馬蒙供應昂貴的觀測儀器，迦勒底人的土地仍舊有廣闊的高地和毫無掩蔽的地平線。阿爾馬蒙的數學家第一次在辛納爾平原、第二次在庫法平原精確測量地球繞日循環中的1度，因而把我們這個行星的周長定為2.4萬英里
[48]

 。從阿拔斯王朝的統治到帖木兒的孫兒即位，在沒有望遠鏡的協助之下，仍然努力進行星球的觀察。巴格達、西班牙和撒馬爾罕的天文年表，能夠修正微小的錯誤，但還是不敢拋棄托勒密的學說，對於發現太陽系而言，連一步都沒有向前邁進。科學的真理在東方的宮廷是無知之輩的托辭和呆瓜笨蛋的囈語。天文學家要是不能自貶身份，無視於知識和誠實，去提供占星術徒然無益的預言，那就沒有人管他死活。
[49]



但阿拉伯人的醫學值得世人讚美，像梅蘇亞、伽巴爾、拉齊斯和阿維森納這些名字，能與希臘的大師相提並論。僅在巴格達一地就有860位有執照的醫生從事賺錢的職業，西班牙的正教君主都相信薩拉森人的醫術。
[50]

 他們的嫡系子孫在薩勒諾的學院中，能夠在意大利和歐洲振興醫療程序和方法。個人特殊的病情和意外的事故，對每位教授的成就都會發生影響，但我們在評估這些醫生有關解剖學、植物學和化學
[51]

 的普通知識時，不會存有太高的幻想，這是醫學理論和運用的3個主要基礎。迷信的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為了尊敬死者，解剖限於猿猴和四足獸，實質和可見的部分在格倫的時代都已全部知曉，至於對人體組織進行精細的檢查，要保留給現代技術人員的顯微鏡和注射劑。植物學是一門發展極為快速的科學，在熱帶地區發現2000種植物，給狄奧斯科裡德斯的《植物誌》增加了更多的資料。在埃及的寺廟和修道院可能還秘密保存著一些傳統的醫療知識。從技術發展和製造的過程中可以獲得很多有用的經驗。不過化學的起源和改進應歸功於薩拉森人孜孜不倦的研究，首先發明並且命名了名為蒸餾器的器皿，原來的目標是要提煉出物質的精華；分析材料的三種自然分界，區分出動物、植物和礦物；試驗出鹼和酸的成分和相互的結合；將有毒的物質變為性質溫和與有益於人體的藥物。然而阿拉伯的化學家最熱心的研究，是要轉變金屬的性質或是使人長生不老，有太多的理由和不計其數的錢財，浪費在煉丹的坩堝之中，神秘、傳奇和迷信也在旁助其一臂之力，使這個重要的工作獲得更大的成就。

伊斯蘭與希臘和羅馬的來往雖然非常密切，但還是剝奪了自己最主要的福利，那就是古老的知識、精純的韻味和自由的思想。極為自信的阿拉伯人認為本國語言有豐富的表達能力，不屑於學習任何外國語文。希臘文的譯者都是選自基督徒的臣民，這些人有時根據原文來翻譯，然而經常使用敘利亞文的譯本。有一大群天文學家和醫生經過教導，會講薩拉森人的語言；但詩人、演說家甚至歷史學家，都還沒有這種例子。
[52]

 荷馬的神話會激起嚴厲的宗教狂熱分子憎惡的情緒，他們對於馬其頓的殖民地以及迦太基和羅馬的行省，都抱著渾噩無知、不以為意的態度，普魯塔克和李維筆下的英雄人物全都埋葬在歷史的塵埃之中。穆罕默德以前的世界歷史，不過是教長、先知和波斯國王一些簡短的傳奇而已。我們在希臘和拉丁的學院中接受教育，就會對特有的韻味在心中建立一種標準，我要是不熟悉這個國家的語文，就不會很魯莽地站出來指責他們的著作和見解，然而我知道古典文學可以拿出來教導東方人，相信有很多地方值得他們去學習：像節制而高貴的風格、比例優雅而勻稱的藝術、視覺和智慧之美的形式、人物和情緒適當的描述、敘事和辯論的修辭以及史詩和詩劇習用的結構等。
[53]

 理性和良知的影響很少表現出曖昧的定義，雅典和羅馬的哲學家樂於享用民事和宗教的自由，大膽斷言擁有這些權利。他們寫出倫理學和政治學的著作，可能逐漸打開東方專制政體的枷鎖，散佈探索和寬容的自由精神，鼓勵阿拉伯的智者去懷疑哈里發是暴君，而先知是騙子。
[54]

 甚至於傳入理論科學也會使迷信的本能為之惴惴不安，那些較為嚴肅的法理學家指責阿爾馬蒙輕率而有害的好奇心。我們將渴望殉教、憧憬天國和相信宿命，看成君主和人民無可抗拒的宗教狂熱。當薩拉森人把年輕人從軍營拖出來送到學院，等到教徒的軍隊敢去閱讀和思考，他們的刀劍就無法發揮所向披靡的威力。然而希臘人出於愚蠢的虛榮心，特別珍惜他們的學術和知識，很不情願將聖火傳授給東方的蠻族。


 八、哈倫·拉希德對抗羅馬帝國的戰爭(781—805 A.D.)

倭馬亞和阿拔斯兩個王朝的浴血鬥爭，讓希臘人抓住機會對過去的失策進行報復，趁勢擴張自己的領土。但是摩哈地是新王朝第三代哈里發，同樣也掌握了有利的態勢，當時拜占庭的寶座為孤兒寡婦所據有，那就是君士坦丁六世和艾琳。哈里發堅持要使出嚴厲的雪恥手段，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組成一支9.5萬人的大軍，在教徒領袖的第二個兒子哈倫或稱亞倫的指揮之下，越過底格里斯河向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進軍。哈倫將營寨紮在克利索波利斯)或稱斯庫塔裡對面的高地上，通知君士坦丁堡皇宮的艾琳，她已經喪失了軍隊和行省。大臣獲得統治者的同意或默許，簽署非常羞辱的和平條約，就是用交換皇家禮物的名義，也無法掩飾強加在羅馬帝國身上、每年支付7萬第納爾金幣的貢金。薩拉森人實在過於魯莽，竟敢進入距離遙遠而又充滿敵意的土地，在撤退時懇求對方給予可信的嚮導和供應充足的市場。沒有一個希臘人有勇氣竊竊私語，他們那支疲憊的部隊在滑溜難行的山地和桑加裡烏斯河之間那條必經之路上，可能會受到包圍而全軍覆沒。

這次遠征行動以後過了5年，哈倫登上他父親和兄長的寶座，成為阿拔斯王朝最具權勢和活力的君主。他是查理曼大帝的盟友，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他也是阿拉伯傳奇中不朽的英雄，連最年幼的讀者都熟悉他的平生功勳。他的姓氏前所加的頭銜是阿爾·拉希德(意為「公正者」)，但慷慨的巴爾馬克家族在無辜的情況下被滿門抄斬，玷污了他的盛名；不過他聽取了一名貧窮寡婦的申冤，她說遭到他的部隊的搶劫，同時敢用《古蘭經》的經文威脅疏忽的專制君主：真主和後代子孫會給他應得的審判。哈倫用奢侈豪華和對學術的提倡來裝飾宮廷，但是在他的23年統治期間，他一再視察從呼羅珊到埃及的各個行省，9次到麥加進行朝聖活動，入侵羅馬的國界也有8次之多，因為他們經常拒付貢金，這樣一來讓羅馬人知道，一個月的劫掠比一年的順從，所付出的代價可要昂貴得多。然而等到君士坦丁的養母被迫遜位接受放逐，她的繼承人尼西弗魯斯決心抹去奴性和恥辱的標誌。皇帝致哈里發的信函特別提到弈棋的典故，弈棋已從波斯傳到希臘：

女皇(他對艾琳的稱呼)認為你是城堡而她自己只是一個小卒。膽怯的女性才會忍辱支付貢金，事實上她應該堅持立場，像你們這些蠻族要付出雙倍的代價。因此你要歸還這種不義行為所獲得的成果，否則將付諸刀劍來解決。

使臣在說完這段話以後，將一捆刀劍扔在寶座的前面。哈里發以微笑面對威脅，拔出他的彎刀，這件名叫「桑薩瑪哈」的寶物在歷史或傳說中真是大名鼎鼎，他拿來砍斷希臘人脆弱的兵器，刀刃沒有卷口，還是鋒利無比。然後他口述一封簡短而令人畏懼的回函：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教徒領袖哈倫·阿爾·拉希德致尼西弗魯斯。你這個羅馬狗，我已經讀過你的來信，啊!你這個不信真主的母親所生的兒子，你不要光用耳朵聽傳話，應該仔細看清楚我的答覆。

弗裡吉亞的平原用鮮血和戰火書寫了這段經過。阿拉伯人黷武好戰的快速行動，只有欺騙的詐術和悔恨的表示才能加以阻止。勝利的哈里發在戰役的辛勞以後，班師回到幼發拉底河畔的拉卡
[55]

 ，那裡有他所喜愛的皇宮，但是500英里的距離和嚴寒的季節，鼓勵他的對手違反和平協定。尼西弗魯斯對於教徒領袖的膽識和敏捷大為震驚，哈倫在深冬再度越過積雪的陶裡斯山。皇帝無論運用策略還是戰爭的手段都已毫無用處，這名背信的希臘人身上帶著三處傷口從戰場逃走，他的臣民有4萬人遺屍在田野。然而皇帝仍以降服為恥，哈里發決定乘勝追擊。13.5萬名正規軍接受薪餉，全部登記在兵籍名冊上，還有30多萬各種教派的人員，隨著阿拔斯王朝的黑旗一起進軍。他們橫掃小亞細亞的鄉野，越過提亞納和安卡拉，包圍本都的赫拉克利亞
[56]

 ，這個一度繁榮的城邦現在已經成為微不足道的小鎮，在那個時候用古老的城牆，全力抵抗東方軍隊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全城全部毀滅而戰利品極為豐富，但如果說哈倫熟悉希臘的神話故事，就會對赫拉克勒斯的雕像遭到摧殘產生惋惜之情，所有象徵的物品諸如棍棒、長弓、箭囊和獅皮，全都用整塊的黃金雕塑而成。薩拉森人經由海上和陸地進行破壞和蹂躪，從黑海一直蔓延到塞浦路斯島，逼得尼西弗魯斯只有收回傲慢的挑戰。新的條約規定，要保留赫拉克利亞的廢墟，當作對希臘人的一個教訓，成為阿拉伯人的戰勝紀念物；用來做貢金的錢幣，上面要有哈倫和3個兒子的浮雕和簽章，然而眾多君王列名或許有助於除去帶給羅馬姓氏的羞辱。等到他們的父親過世以後，哈里發的繼承人涉入內戰的爭執，個性寬厚的阿爾馬蒙成為征服者，忙著恢復國內的和平，積極引進外國的科學。


 九、阿拉伯人佔領克里特和西西里(823—878 A.D.)

阿爾馬蒙在巴格達以及「結巴子」米迦勒二世在君士坦丁堡進行統治時，克里特
[57]

 和西西里這兩個島嶼被阿拉伯人佔領。前者的征服行動為本國的作者所鄙視，因為他們對朱庇特和密諾斯
[58]

 的名聲一無所知，但是並沒有被拜占庭的歷史學家所忽略，他們現在對那個時代的事務開始有正確的觀點。有一幫安達盧西亞的志願軍，對西班牙的政治氣氛或統治方式感到不滿，要從事海上的冒險行動，但他們出航時只有10或20艘戰船，所以這種戰爭被稱為海盜的掠奪。因為他們都是白派的臣民和信徒，可以合法入侵黑派哈里發的領域。有一個叛亂的黨派引導他們進入亞歷山大裡亞，
[59]

 不分敵友大殺一陣，搶劫教堂和清真寺，把6000名基督徒俘虜出賣為奴，埃及的首府成為他們的根據地，直到阿爾馬蒙親自領軍前來鎮壓。從尼羅河口到赫勒斯滂海峽，所有的島嶼和海岸都暴露在燒殺搶掠之下，他們看到肥沃的克里特島感到非常羨慕，也做了一番試探，很快帶著40艘戰船回來進行正式的攻擊。

安達盧西亞人在島上四處遊蕩，沒有畏懼之感而且全都平安無事，然而在他們帶著掠奪物走下海岸時，發現船隻正在著火燃燒，首領阿布·卡布承認這件禍事是他的傑作。群情激昂指控他不是陷入了瘋狂就是要出賣大家，這位富於心機的埃米爾回答道：「你們有什麼好抱怨的？是我帶領你們來到流著奶和蜜的應許之地，這裡才是你們真正的國土，可以休養生息免於勞苦災難，忘掉那貧瘠不毛的故鄉吧!」「我們的妻子兒女怎麼辦？」「美麗的女俘虜可以成為你們的妻子，她們會向你們投懷送抱，你們很快就會有一大堆子女。」他們在蘇達灣的營地，挖出一道壕溝築好防壁成為最早的住處，一名背教的僧侶帶領他們到東部更為適合的位置，就把堡壘和殖民地設在名叫坎達克斯的地方，然後將勢力擴展到整個島嶼，現在這個稱呼以訛傳訛地成為甘地亞。

密諾斯時代的上百個城市後來減少到30個，其中只有一個名叫賽多尼亞的城市，有勇氣保持實際的自由和基督教的信仰。克里特的薩拉森人很快彌補了水師的損失，伊達山的木材被拖到港灣供造船之用。在長達138年的敵對時期，君士坦丁堡的君王運用弱勢兵力攻擊這些無法無天的海盜船，對方不斷的詛咒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行動沒有收到任何效果。

西西里的喪失純屬意外之事，是嚴苛的迷信行為所產生的後果。有名多情的青年優菲米烏斯勾引一名修女從修道院逃走，受到皇帝的判決要割掉舌頭。他提出充分的理由和策略說動了阿非利加的薩拉森人，很快帶著皇家的顯貴一起回來，還有100艘船隻的艦隊，加上700騎兵和1萬步兵的一支大軍。他們登陸的地點是馬扎拉，靠近古代塞利努斯的廢墟。在獲得若干局部勝利之後，希臘人前來解救敘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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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教者被斬殺在城牆外面，他的阿非利加友人陷入殺馬維生的絕境。安達盧西亞的同胞派出實力強大的增援部隊，使他們獲得生路，後來島嶼的大部分以及西部逐漸落到他們的手裡，薩拉森人選擇位置最適當的海港巴勒莫，作為水師的基地和最重要的軍事據點。敘拉古立下誓言要保持基督的信仰和對愷撒的效忠，時間長達50年之久。

在最後和致命的圍攻作戰中，市民發揮自古以來遺留的精神，他們曾抗拒雅典和迦太基的勢力。他們堅持20天對抗圍攻部隊的攻城沖車、投射器具、挖掘地道和龜甲陣式，要不是皇家艦隊的水手留在君士坦丁堡，因為修築聖母馬瑪亞大教堂而耽誤，他們很可能獲得救援，不會遭到陷落的命運。輔祭狄奧多西跟主教和教士被用鐵鏈從祭壇拖到巴勒莫，投入黑暗的地牢裡，隨時都會遭到處死或變節的危險，他那悲慘的下場讀來就像這個國家的一篇墓誌銘，這裡面倒是沒有用詞不文雅的怨言。從羅馬人的征服到最後的災難，敘拉古在不知不覺中衰亡，現在已經縮小成為名叫奧提傑亞的原始島嶼。然而留下的遺物仍舊非常貴重，主座教堂的銀盤重達500磅，全部的戰利品價值100萬枚金幣(大約是40萬英鎊)，1.7萬名基督徒從遭到洗劫的陶洛米尼烏姆被運到阿非利加的奴隸市場，俘虜的總數一定更多。

希臘人在西西里的宗教和語言遭到絕滅，後續的世代之所以極為服從，是因為同一天就有1.5萬個男孩接受割禮、改換服裝成為法蒂瑪王朝哈里發的子民。阿拉伯人的分遣艦隊從巴勒莫、比塞塔和突尼斯這些港口出發，卡拉布裡亞和坎帕尼亞的150多個城鎮受到他們的攻擊和劫掠，就是在愷撒和使徒大名保護之下的羅馬郊區，也全都無法倖免。要是伊斯蘭教徒能夠精誠團結，意大利必然落到阿拉伯人手裡，就會輕易而光榮地加入先知的帝國。然而巴格達的哈里發在西部喪失權威，阿格拉比王朝和法蒂瑪王朝篡奪阿非利加各行省，西西里的埃米爾渴望獨立自主，這樣才使征服和統治的企圖變成不斷的掠奪性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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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薩拉森人入侵羅馬和利奧四世的勝利(846—852 A.D.)

意大利無力抵抗，陷入苦難之中，羅馬這個名字喚起嚴肅而淒慘的回憶。薩拉森人的一支艦隊離開阿非利加海岸，竟敢駛入台伯河口，不斷接近的羅馬城雖然處於破落的狀況，但仍舊是基督教世界受人尊敬的首都。一群面無人色的民眾在城門和防壁上守備，聖彼得和聖保羅的墳墓和殿堂，卻被留在梵蒂岡的郊區和奧斯蒂亞大道邊無人理會。冥冥之中這個神聖的地點受到保護，可以防止哥特人、汪達爾人和倫巴第人的騷擾，但是阿拉伯人根本就瞧不起福音和奇跡，《古蘭經》的訓示贊同他們的慓掠風氣，甚至產生激勵的作用。穆斯林要剝光基督徒偶像所有值錢的飾物和奉獻，從聖彼得的壁龕裡將純銀的祭壇拖走，如果說教堂主體或是整個建築物還能保留，獲救的原因應歸於薩拉森人的倉促離開，而不是說他們有任何顧忌。他們在沿著阿庇安大道前進的途中，洗劫芬迪並且圍攻加埃塔，因為從羅馬城牆轉向使兵力分散，這樣才能使卡皮托獲得拯救，不致落在麥加的先知手裡受到荼毒。

同樣的危險仍舊迫近羅馬人民，國內的戰力不足以抵抗阿非利加埃米爾的攻勢。居民要求拉丁人的統治者給予保護，可是加洛林王朝的正規軍為蠻族的分遣部隊擊潰。他們考慮要與希臘皇帝恢復原來的關係，不過這種企圖是叛逆的行為，何況救援過於遙遠也靠不住。羅馬人的精神和世俗領袖的過世，使得不幸更為加劇，由於迫在眉睫的緊急狀況，選舉無法像過去那樣著重形式和充滿密謀，大家一致選擇教皇利奧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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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任職給教會和城市帶來安全。教宗是土生土長的羅馬人，胸中充斥著共和國初期的勇氣，處於國家滿目陵夷的局面，就像中流砥柱那樣穩定，抬頭挺胸站立在殘破的家園之中。在他開始統治的前幾天，舉行淨化和遷移聖骸的典禮，領導大家祈禱和列隊遊行，履行宗教活動的各種莊嚴儀式，要使群眾忘卻當前的煩惱，也給大家帶來希望。

長久以來忽略民防的工作，不是因為對和平存有幻想，而是那個時代的災禍頻仍和貧窮困苦所致。雖然缺少所需的工具和材料，而且情勢已經非常緊迫，但在利奧四世的指揮之下還是完成了古老城牆的修復工作，在敵人最容易接近的位置，新修或整建了15座塔樓，其中兩座用來控制台伯河的兩岸，有一條鐵鏈封鎖了溪流的水面，對溯流而上的敵對水師形成阻礙。這時羅馬人獲得令人喜悅的信息，可以暫緩燃眉之急：加埃塔已經解圍，一部分敵軍連帶褻瀆神聖的劫掠品全部葬身在波濤之中。

然而姍姍來遲的風暴立即發揮了加倍的威力。統治阿非利加的阿格拉比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大筆財富和一支軍隊，阿拉伯人和摩爾人的艦隊在撒丁尼亞的港口進行短期的修整補給以後，就在台伯河口下錨停泊，距羅馬城只有16英里。他們的紀律和數量所造成的威脅，不像是暫時的入侵，而有更具野心的企圖，要在佔領以後進行長期的統治。然而利奧四世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心，已經先與希臘帝國的屬地結成聯盟，像保持獨立身份的濱海城邦加埃塔、那不勒斯和阿爾馬菲。他們的戰船受那不勒斯公爵之子愷撒裡烏斯的指揮，在最危急的時刻出現在奧斯蒂亞海港。愷撒裡烏斯是一位貴族出身的英勇無畏的青年，過去曾經擊敗過薩拉森人的艦隊。他接受邀請與主要的夥伴前往拉特蘭宮。老謀深算的教皇假裝不知，探問他所負的使命，然後表現出高興和驚奇的神色，接受神的旨意所派遣的救援行動。

城市派出全副武裝的隊伍伴隨教父前往奧斯蒂亞，他在那裡巡視並祝福這一群氣度恢宏的救星。他們親吻教皇的腳，舉行軍事典禮，接受聖餐儀式，聆聽利奧四世的祈禱：上帝從大海的波濤中救出聖彼得和聖保羅，會增強他的勇士的力量，憑著聖名來對抗違背他旨意的敵人。穆斯林在進行類似的祈禱和下了同樣的決心以後，排出隊形前來攻擊基督徒的戰船，他們沿著海岸獲得有利的位置。基督教聯軍獲得勝利，是出於並不光彩的天意，這時突然出現一陣暴風雨，最強壯的水手也無法發揮技術和勇氣。基督徒在友善的海港獲得庇護，阿非利加人在充滿敵意的海岸，撞得粉碎的船隻散佈在岩石和小島之間。這些人即使逃過沉船和飢餓，在深仇大恨的追捕者身上也無法找到一絲惻隱之心。刀劍和絞架減少數量龐大的俘虜所帶來的危險，可以有效運用剩餘的人員的勞力，去修復那些他們想要毀滅的神聖建築物。教皇率領市民和盟友在使徒的壁龕前面，奉上他們極為感激的禱告，呈獻這次海戰勝利的紀念品，13副沉重的阿拉伯弓全部用純銀製作，懸掛在加利利海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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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祭壇四周。

利奧四世的統治把全副精力用在羅馬城的防衛和裝飾上，教堂重新整修和再加佈置，使用近4000磅白銀來恢復聖彼得教堂的損失，奉獻給聖所一個重達216磅的金盤，塑成教皇和皇帝的浮雕，用成串的珍珠圍繞在四周。然而這些虛有其表的大手筆作風，若是與利奧四世發揮慈父的作風，重建奧爾塔和阿爾梅裡亞的城牆相比，根本算不了什麼，更不要說他把森圖姆塞利流離失所的居民，運送到他新建的利奧波裡斯，這個地點離海岸有12英里。他出於慷慨好義的性格，將一群科西嘉人連帶他們的妻子兒女，遷移到台伯河口的波爾圖，給予妥善的安置。破敗的城市重新恢復生氣，田地和葡萄園分給新來的拓墾者，將馬匹和牛只當作送給他們的禮物，在他們開始努力工作時予以協助，這些經歷千辛萬苦的難民，要從薩拉森人身上找回公道，發誓不惜犧牲身家性命也要為聖彼得的陣營效勞。

西方和北方的民族前來拜謁使徒的殿堂，逐漸在梵蒂岡形成佔地廣大和人口眾多的郊區，不同的聚居地用那個時代的語言來區別，像成群結隊的希臘人、哥特人、倫巴第人和撒克遜人。然而這些古老的地點仍舊可以通行無阻，很容易受到褻瀆神聖者的侮辱，如果計劃要用城牆和塔樓將這個地點圍起來，就會耗盡職務權威和慈善事業所能提供的人力物力。精力充沛的教皇不分季節、不分日夜親自督導，激起高昂的士氣，經過4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這項虔誠的工作。他將「利奧之城」的榮名賜給梵蒂岡，從而得知他愛好聲譽，這是一種高貴卻世俗的情操，雖然在奉獻時難掩自負的神色，卻也能表現出基督徒的悔悟和謙卑。他們舉行盛大的典禮，主教率領教士穿著麻布的懺悔服裝赤足繞城而行，吟唱讚美詩和連禱文用以宣揚天主的勝利，邊走邊用聖水灑在城牆上，最後用祈禱結束整個奉獻的過程。在使徒和一群天使的保護和照顧之下，無論新舊羅馬都會保持純潔興旺和固若金湯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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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穆塔辛和狄奧菲盧斯在阿摩裡烏姆的戰事(838 A.D.)

狄奧菲盧斯皇帝是「結巴子」米迦勒二世的兒子，在中世紀統治君士坦丁堡的君王中，是最主動積極和高傲勇敢的君王之一。無論是攻勢還是守勢作戰，他曾經5次親自領軍對抗薩拉森人，他的攻擊聲勢驚人，就是後來戰敗喪師，也贏得敵人的尊敬。他的最後一次遠征行動突入敘利亞，圍攻寂寂無名的小鎮索佐佩特拉。不知是和平還是戰爭時期，哈倫在他所寵愛的妻子及侍妾的陪同下來到此處，這裡才很偶然成為穆塔辛哈里發的出生地。有個叛亂的波斯騙子認為可以拿來作為對付薩拉森人的武器，他知道這個地方會使哈里發產生孺慕之情。這種教唆使得皇帝下定決心，要在最敏感的地方來傷害對方的自尊。索佐佩特拉被夷為平地，敘利亞的戰俘受到可恥的虐待，不是身上留下傷痕就是變成殘廢，有1000名女性俘虜從鄰近地區被強制送走。其中有一位是阿拔斯家族的貴婦人，在痛苦的絕望之下用穆塔辛的名義提出懇求。希臘人的凌辱使她的親人必須維護榮譽，替穆塔辛受到的輕視進行報復，並且回應她的哀求。

在兩位兄長的統治之下，穆塔辛是最年幼的弟弟，所繼承的地區限於安納托利亞、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切爾克斯，地處邊疆，可以磨煉他的軍事才能，完全是機緣巧合使他獲得「奧克托納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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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稱號，其中最有名的是8次會戰，對抗《古蘭經》的敵人並獲得了勝利。在這些個人的爭執中，伊拉克、敘利亞和埃及的部隊，從阿拉伯的部族和土耳其的各旗中徵召新兵，他的騎兵數量極為龐大，雖然我們還要扣除數萬人，因為皇家的馬廄就有13萬匹馬。軍備的費用經過計算高達400萬英鎊，大約是10萬磅黃金。薩拉森人從集結的位置塔爾蘇斯，兵分三路沿著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道前進。穆塔辛自己指揮中路；他的兒子阿拔斯負責擔任前鋒，藉著第一次的軍事行動來考驗自己的能力，成功會得到莫大的光榮，即使失利也不會有什麼處分。

哈里發為了報復他所受到的傷害，準備用同樣的冒犯行動給予回敬。狄奧菲盧斯的父親是弗裡吉亞人，出生在阿摩裡烏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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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室的發源地用各種特權和公共紀念物修飾得美輪美奐，即使民眾對那個地方漠不關心，但是就統治者和他的宮廷來看，君士坦丁堡也不見得比它更有價值。薩拉森人把阿摩裡烏姆這個名字刻在盾牌上，三路大軍再度會師在這座城市的城牆之下。明智的顧問建議將居民從阿摩裡烏姆撤離，把空無一人的建築物放棄給蠻族，讓他們徒然發洩心中的怒火。皇帝決定採用更為光明正大的解決辦法，不論是被圍攻還是從事會戰，都要防守祖先的土地。當兩軍逐漸接近，羅馬人很清楚地看到伊斯蘭教徒列陣的戰線，殺氣騰騰地正面槍矛林立，但是兩軍的本國部隊在接戰中毫無光彩可言。阿拉伯人的戰線為3萬波斯人的砍殺所突穿，波斯人在拜占庭帝國獲得照應和安置，所以要為皇帝賣命。而希臘人同樣被擊退，毫無還手之力，但是這全靠土耳其騎兵部隊的弓箭，要不是一場夜雨使弓弦受潮以致威力大減，恐怕只有少數基督徒能與皇帝從戰場逃脫。他們在多里勒烏姆停下稍事喘息，這離戰場已經有3天行程的距離了，狄奧菲盧斯看到擔任護衛的騎兵部隊那種面無人色的樣子，對於隨著君王逃跑的軍民也只有赦免他們的罪行。

等到狄奧菲盧斯發覺到自己的實力是如此衰弱，知道毫無希望扭轉阿摩裡烏姆的命運，絕不通融的哈里發用藐視的態度拒絕他的乞求和承諾，扣留羅馬使臣作為他大展報復的目擊證人。他們幾乎見證了他的羞辱。一位信心十足的總督，加上一支身經百戰的守備部隊和一群負隅頑抗的民眾，面對氣勢強大的攻擊，一連抵抗了55天。要不是一個內奸指出城牆最脆弱的位置，那裡有一頭獅子和一頭野牛的雕像作為裝飾，薩拉森人只有解圍而去。穆塔辛用絕不寬赦的暴虐來實踐他的誓言，對於破壞和毀滅的行動不會感到滿足，但他已經覺得勞累，就班師回到位於薩馬拉的新皇宮，就在巴格達的鄰近地區。

這時「倒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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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奧菲盧斯懇求法蘭克人的皇帝施以援手，這位西方的敵人所能給予的幫助不僅緩不濟急，是否真的答應也無法保證。然而圍攻阿摩裡烏姆時有7萬穆斯林死亡，他們殺死3萬基督徒作為對損失的報復，有同樣數目的俘虜受苦，被當成罪大惡極的囚犯受到虐待。基於雙方的需要，有時逼得要用交換或付贖的方式釋放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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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兩個帝國要是引起民族和宗教的衝突，那麼和平無法得到保證，戰爭絕不心慈手軟。在戰場上很少饒恕敵人的性命，有些人即使逃過刀劍的殺害，也會被判處毫無希望的奴役，或是受到極度痛苦的刑罰。一位東正教的皇帝提到處決克里特島的薩拉森人，看來非常滿意，說有些人被活活地剝皮，或是丟進沸騰的油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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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塔辛為了自己的榮譽，犧牲一座繁榮的城市、20萬人的性命以及價值百萬的財產。同樣是這位哈里發，從馬背上下來，不怕弄髒自己的官服，去救助一名不幸的衰弱老人，因為這位長者與載負的驢子一起跌進壕溝裡。當他被死神召喚時，回想起哪種行為會使他獲得更大的喜悅？


 十二、阿拔斯王朝三大衰亡因素及造成的結局(841—936 A.D.)

穆塔辛是阿拔斯王朝第八任哈里發，家族和帝國的光榮隨著他一起逝去。當阿拉伯的征服者遍佈整個東方，就與波斯、敘利亞和埃及受奴役的群眾混雜起來，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原有的德行：沙漠中培育出來愛好自由的精神和英勇善戰的習性。南方人的勇氣來自紀律和傳統，完全是人為的成果。等到宗教狂熱的進取心消失以後，就從北部地區徵召人員組成哈里發的傭兵部隊，他們的窮兵黷武完全是強壯和自發的產物。突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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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以外的地區，強壯的年輕人得自戰爭或購自奴隸市場，他們的教育來自戰場的考驗和伊斯蘭的信仰。突厥衛隊全副武裝保衛著恩主的寶座，首領篡奪皇宮和行省的統治權。穆塔辛是造成這種險境的始作俑者，他調5萬多名突厥人進入都城。他們不守法紀的行為激起公眾的氣憤，士兵經常與人民發生爭執，逼得哈里發從巴格達撤走，離開和平之城約20里格，在底格里斯河畔的薩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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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建自己的居處和受寵蠻族的軍營。

他的兒子穆塔瓦克爾是個猜忌而又殘酷的暴君，受到臣民的憎惡，只信任這群外來者的忠誠，野心勃勃的傭兵也害怕局勢的發展，受到優厚承諾的引誘而發起一場革命。在他兒子的唆使之下(至少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衛士在晚餐時衝進寢宮，用刀劍將哈里發砍成7塊，這些武器還是不久之前發給他們，用來保護他的生命和王權的。穆塔塞爾被意氣風發的衛隊擁上寶座，然而上面還流著他父親的鮮血。在6個月的統治期間，他始終感覺有罪而受到良心的譴責。一幅古老的繡帷呈現科斯羅伊斯之子的罪行和懲罰，他一看到就會流淚。如果他的生命因悲傷和悔恨而縮短，我們會憐憫弒親者，穆塔塞爾臨終前痛苦大叫：不論在今生還是來世，他都已失去一切。

衛隊在發生這次背叛行為以後，對於皇室的紋章以及穆罕默德的衣袍和手杖，外國傭兵可以隨意授予和剝奪。他們在4年之內擁立、廢除和謀害3位教徒領袖。突厥人經常會因恐懼、暴虐或貪婪而被激起怒火，這些哈里發就會被他們曳著步行前進，赤裸的身體曝曬在熾熱的炎陽之下，受到鐵棍的責打後逼得要花錢消災，經過一段短暫的緩刑，還是被迫遜位，喪失尊嚴。不過，肆虐的暴風雨終於消失或轉向，阿拔斯王室搬回巴格達這個動亂較少的居處，傲慢的突厥人被堅定而巧妙的手段安撫，衛隊的官兵在國外的戰事中分散和滅亡。然而東方的民族已受到教導可以藐視和踐踏先知的繼承人，實力的減弱和紀律的鬆弛使得國內獲得了和平的恩賜。軍事專制所產生的災難是如此類似，我好像在重複敘述羅馬禁衛軍的事跡。

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件、所能獲得的樂趣和所要追求的知識，使得宗教狂熱的火焰為之暗淡無光，被選中的少數人在胸中燃起熾烈的情緒，他們有意氣風發的精神，充滿野心想要統治這個世界或死後的陰間。麥加的使徒小心翼翼把預言之書全部封存，宗教狂熱分子的意願甚至理性相信，在亞當、諾亞、亞伯拉罕、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不斷負起使命之後，只要時機成熟，他們所事奉的神會透露更為完美和永恆的律法。

伊斯蘭教紀元277年在庫法附近地區，一位名叫卡馬什的傳道師，獲得極為崇高而不可思議的稱號，如「領路者」「指導者」「證實者」「正道」「聖靈」「神駝」以及「彌賽亞的先驅」，阿里的兒子穆罕默德的代表、施洗者聖約翰和天使加百列，都用人的形體與他交談。《古蘭經》的聖諭在他的神秘著作裡更為精練，到達屬靈的層次。他放寬淨身、齋戒和朝聖的天職，允許信徒盡情享用美酒和受到禁止的食物，為了充實門徒的信仰熱誠，每天要祈禱50次。閒散無事的農村群眾醞釀起事，使得庫法的官員提高警覺，虎頭蛇尾的迫害行動有助於新興教派的發展，在他本人辭世以後，「先知」之名更受到尊敬。

卡馬什的12個門徒散佈在貝都因人中間，阿布爾菲達認為「這些遊牧民族同樣缺乏理性和宗教」，傳教獲得成功對阿拉伯人來說，像是受到威脅會有一場新的革命。卡馬什信徒在時機成熟以後就舉兵起義，他們拒絕承認阿拔斯王室的頭銜，憎惡巴格達的哈里發那些世俗的排場。真主和人民都認為他們的伊瑪目有預言的職責，於是他們發誓要盲目和絕對地順服和追隨，從此要建立嚴格的紀律。他們對於財產和戰利品的主張是繳出五分之一，而不是合法的什一制。抗命不從成為十惡不赦的罪行，以保守秘密的誓言來團結教友並提供掩飾。

經過一番血戰以後，他們沿著波斯灣在巴林這個行省獲得優勢，深遠而又廣大的沙漠部落，降服在阿布·賽義德和其子阿布·塔赫的權柄和武力之下，這些反叛的伊瑪目在戰場上集結10.7萬個宗教狂熱分子。哈里發的傭兵部隊在接近敵軍時心驚膽寒，因為叛徒絕不求饒也不寬恕對手。3個世紀的興旺和繁榮對阿拉伯人的性格已產生莫大的影響，雙方的差異所表現出的改變在於堅毅和忍耐的精神。哈里發的部隊在每一次作戰行動中都被擊敗，拉卡、巴貝克、庫法和巴士拉這些城市被敵人佔領及搶劫，巴格達全城陷入恐懼之中，皇宮簾幕後面的哈里發嚇得面無人色。阿布·塔赫竟敢越過底格里斯河進犯，只率領500名騎兵抵達首都的大門。穆克塔德下達命令，將船隻搭成的橋樑被拆散，教徒領袖時刻都在期待要抓到叛徒本人或是取得其項上頭顱。哈里發的部將出於畏懼或憐憫的動機，通知阿布·塔赫他已身陷危險之中，勸他立即逃走。無畏的卡馬什信徒對來使說道：「你的主人率領3萬士兵，但其中卻找不出3個和我這裡一樣的人來。」於是立即轉過身對著3個同伴，他命令第一個人用佩劍刺進自己的胸口，第二個人跳進底格里斯河，第三個人從懸巖上面投身，他們全都聽從命令，毫無怨言。伊瑪目繼續說道：「告訴他們你所看到的事情，在入夜之前你的將領會跟我的狗拴在一起。」營地在黃昏之前受到奇襲，他的威脅之詞全部兌現。卡馬什信徒厭惡麥加的朝拜活動，把搶劫看成神聖的行為，他們襲擊了一支朝聖的商隊，將2萬名虔誠的穆斯林遺棄在熾熱的沙漠中，讓他們死於飢渴。另外有一年他們讓朝聖照常進行，毫不留難，但是在虔誠奉獻的慶典期間，阿布·塔赫像暴風雨般襲擊聖城，踐踏伊斯蘭信仰最古老的遺跡。3萬市民和外鄉人死於刀劍之下，埋葬的3000屍首使神聖的地區受到污染，澤姆澤姆井溢出鮮血，黃金的噴口被強行搶走，邪惡的教徒將天房的帷幕拆下瓜分。神聖的黑石是整個民族最早的紀念物，他們趾高氣揚地將之抬回自己的首都。經過這次褻瀆神聖和殘酷暴虐的行為以後，他們繼續騷擾伊拉克、敘利亞和埃及的邊界，但是宗教狂熱最主要的原則已經從根部開始枯萎。他們出於顧慮或是貪婪的關係，再度開放麥加的朝聖活動，把黑石送回天房。至於他們分裂成哪些黨派，或是他們最後被誰的武力所絕滅，都不必詳加探究。總之，卡馬什教派的活動可以視為哈里發帝國衰亡的第二個可見因素。

第三個也是最為明顯的因素，就是帝國的負擔過重而且地區廣大。阿爾馬蒙很驕傲地宣稱，統治東方和西方比在兩尺見方的棋盤上面下棋還要容易。然而我懷疑他這樣說會感到心虛，因為他在這兩方面都發生了很多錯誤。我認為即使是阿拔斯王朝最早和實力最強的哈里發，他的權威在遙遠的行省也已經受到損害。類似的獨裁專制連帶著君主全部的尊嚴一起授予他的代表，權力的分割和平衡會削弱服從的習慣，鼓勵消極被動的臣民探索民事政府的根源和管理。那些生而為君王的人很少夠資格統治帝國，但是從一介平民、農夫或奴隸登極稱帝者，倒是表現出極大的勇氣和能力。遙遠地區的總督在並不穩固的授權狀況下，渴望能夠保障他的財產和職位的傳承。任何民族都樂於經常見到統治者，指揮軍隊和管理國庫立即成為野心分子的目標和手段。只要哈里發的部將滿意他的代理頭銜，這種改變倒是很不明顯，他們都會為自己或是為兒子懇求皇家繼續授予原有的職位，在錢幣上面以及公眾的祈禱中，仍舊維持教徒領袖的名字和特權。然而一旦權力的運用時間漫長而又可以繼承，他們就會僭用皇室的驕縱和習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對和平還是戰爭，獎賞還是懲罰進行抉擇。他們所統治的政府將稅收保留下來，用於當地人員的服務報酬或是個人名義的雄偉建設。人們對於先知的繼承者不再按時供應人員和金錢，只是用誇張的禮物加以奉承和諂媚，像一頭大象或一對獵鷹、一條絲質掛氈或是幾磅麝香和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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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獨立王朝相繼崛起和哈里發的敗亡(800—1055 A.D.)

自從西班牙發生反叛事件以後，阿拔斯王朝所據有的世俗和宗教最高權力，就開始出現拒不從命的徵兆，最早爆發在阿非利加的行省。機警而又嚴厲的哈倫有位部將名叫阿格拉比，他的兒子易卜拉欣繼承他的名號和權力，建立阿格拉比王朝(800—941 A.D.)。哈里發出於怠惰或策略的需要，隱瞞所受的傷害和損失，僅追捕伊德裡斯王朝(829—907 A.D.)的創始者然後將其毒死，他們在西方大洋的海岸建立菲茲這個王國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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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赫爾王朝在東方最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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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塔赫爾的後裔建立。哈倫的幾個兒子發生內戰時，塔赫爾在老二阿爾馬蒙的手下服務，立下汗馬功勞。他被派遣到阿姆河去指揮當地的部隊，等於是一種光榮的放逐手段。他的繼承人統治呼羅珊地區達四代之久，由於他們對哈里發保持謙恭與尊敬的態度，臣民獲得幸福的生活，邊疆也能確保安寧，即使他們保持獨立的狀態，雙方的衝突也能得以緩和。

有位冒險家想要取而代之，這種人在東方編年史中很常見，他放棄銅匠(所以才取名為薩法爾王朝，872—902 A.D.)的職業去做強盜。雅各是萊什的兒子，有一次在夜晚光顧西斯坦君王的財庫，踏到一塊鹽而跌倒，無意中用舌頭舔了一下。鹽在東方是友情的象徵，講義氣的強盜沒有帶走劫掠品和造成任何損害，立即撤退。等到君王發現這種充滿榮譽的行為，就赦免和信任雅各。他率領一支軍隊，開始是為恩主征服波斯，到最後才為自己打算，同時威脅到阿拔斯王朝的都城。雅各在向著巴格達進軍時，患了凶險的熱病。他在床邊接見哈里發的使臣，在旁邊的桌子上放著一把出鞘的彎刀、一塊黑麵包和一串洋蔥。雅各說道：「如果我病死，你的主子就安心了；要是我活著，雙方還要比一個高下；萬一我戰敗，我會毫不猶豫地退兵，回家去吃老米飯。」他已經爬到這樣高的位置，摔下來不會平安無事。及時的死亡使雅各獲得最後的休息，哈里發也難逃厄運，他為了讓雅各的兄弟阿穆洛退到設拉子和伊斯法罕的皇宮，做出了過分的讓步。

阿拔斯王朝衰弱不堪，已無力競爭，但是又過於驕傲，不願放下身段。他們邀請勢力強大的薩曼王朝(874—999 A.D.)前來救援，薩曼率領1萬名騎兵渡過阿姆河，他們是如此貧窮以至於馬鐙都是用木頭製作，作戰是如此勇敢以至於能令他們接連8次以寡擊眾，打敗薩法爾王朝的大軍。被俘的阿姆魯身繫鐵鏈，被當作禮物送給巴格達的宮廷，薩曼成為勝利者，對於接收河間地帶和呼羅珊感到滿意，整個波斯的疆域暫時又回到了哈里發的盟友手裡。敘利亞和埃及的行省兩次被他們的土耳其奴隸所瓜分，就是圖倫和伊克謝德所率領的人馬。這些蠻族就宗教和習俗而言是穆罕默德的同胞，從皇宮血腥的黨派傾軋中出人頭地，負責行省的軍事指揮，最後建立王朝，登上獨立的寶座。

在那個時代他們不僅名聞遐邇而且所向無敵，但是這兩個極具潛力的王朝(圖倫王朝：868—905 A.D.；伊克謝德王朝：934—968 A.D.)，他們的創始者無論是出於文字還是行動，都承認野心勃勃到頭來還是一場空。圖倫在臨終之際懇求真主對他這個罪人大發慈悲，認為權力已沒有任何意義；伊克謝德有40萬名士兵和8000名奴隸，睡覺時卻要躲在小室內不讓任何人看見。他們的兒輩所受的教育都不足以負起國王之責，在30年的時間內阿拔斯王朝重新據有埃及和敘利亞。他們的帝國在衰敗之中，美索不達米亞連帶重要的城市摩提爾和阿勒頗，都被哈馬丹部族的阿拉伯君王所佔領。他們的宮廷詩人能夠毫不臉紅地一再稱頌，說他們天生俊美而且出口成章，出手大方卻又能英勇作戰；但是哈馬丹王朝(892—1001 A.D.)的擢升和統治，就真正的事跡而論，表現出叛逆、謀殺和弒親的場面。同樣在這個關鍵時期，波斯王國再度被步武王朝(933—1055 A.D.)的三兄弟用武力所篡奪，他們用不同的頭銜成為國家的主要支撐和中流砥柱，從裡海直到大洋，除了自己以外，不容許其他暴君存在。在他們的統治之下，波斯的語言和才智得以恢復，在穆罕默德死後304年，阿拉伯人東方的權杖被奪走。

拉哈地是阿拔斯王朝第20任哈里發，也是穆罕默德第39代傳人，成為最後的教徒領袖倒是名實相符。這是最後一位與民眾或博學之士交談的哈里發(阿布爾菲達曾經提過)，也是最後一位以犧牲皇室為代價，表現出古老統治者的財富和華麗的哈里發。東方世界的君王從拉哈地以後淪入最悲慘的境地，處於奴役的狀況，隨時受到打擊和侮辱。反叛的行省使他的領土限於巴格達一隅之地，但是首都仍然擁塞著無數的人群，誇耀過去的運道，不滿當前的處境，感受到財務需求的壓力，以往可以從各民族的戰利品和貢金中得到補充。怠惰的民眾因黨派的傾軋和激烈的爭論而受到影響。

漢巴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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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嚴苛的追隨者打著信仰虔誠的幌子，侵犯到家庭生活的愉悅，衝進平民和公侯的住宅，將酒倒在地上，破壞各種樂器，毆打演奏的樂師，帶著可恥的猜疑心理，對於任何英俊年輕人之間的來往都加以侮辱。在每一次的信仰表白中，將兩個人留在指定的房間內，一個是阿里的支持者，而另外一個是反對者。教徒大聲疾呼的悲憤之情把阿拔斯王朝喚醒，這些教徒否認哈里發的頭銜，也詛咒阿拔斯家族的祖先。狂熱的民眾只能用軍事武力鎮壓，但是誰能滿足傭兵隊伍的貪婪、信得過他們的紀律？阿非利加人和突厥人的衛隊相互劍拔弩張，他們的首長是在奧姆拉的埃米爾，將統治者關在監獄裡或逼他遜位，褻瀆清真寺和後宮這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地點。

要是哈里發逃到附近一位君主的營地或宮廷，即使獲得解救也不過寄人籬下而已，最後處於絕望之中，只有邀請步武王朝的君主施以援手。這些波斯的蘇丹派遣所向無敵的軍隊，一舉蕩平巴格達的黨派。民政和軍事大權全部落到墨扎多拉特的手裡，他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很慷慨地提供6萬鎊的薪俸當作教徒領袖個人開支之用。然而僅僅過了40天，哈里發在接受呼羅珊使臣覲見時，服侍在身邊的底裡麥特人受到外人的指使，當著一大群面無人色的旁觀者，用粗魯的動作把哈里發從寶座上拖下來打進地牢。哈里發的宮殿受到洗劫，他的眼睛也被弄瞎，阿拔斯家族還有人懷著卑鄙的野心，渴望危險而可恥的空懸寶座。奢華的哈里發受到不幸和災難的磨煉，恢復原始時期嚴肅和節制的德行。在甲冑和絲質服裝都被奪走以後，他們奉行齋戒和祈禱，研習《古蘭經》和遜尼派的聖傳，用信仰的熱忱和知識實踐宗教地位的職能。整個國家仍舊以尊敬的態度，聽從使徒的繼承人、律法的啟示和信徒的良心，他們的專制君主不是實力衰弱就是分崩離析，有時反而使阿拔斯王朝恢復了在巴格達的統治地位。

然而法蒂瑪世系的勝利更為加深了教徒領袖的不幸，他們都是阿里真正或虛構的後裔，從阿非利加邊陲之地崛起。在埃及和敘利亞，成功的敵手絕滅阿拔斯王朝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權威，尼羅河的帝王羞辱位於底格里斯河畔謙卑的宗教領袖。


 十四、希臘人的反攻和兩位皇帝在東方的征戰(960—975 A.D.)

在哈里發勢力衰退的時代，狄奧菲盧斯和穆塔辛的戰事結束以後，轉瞬而過的100年中，兩個國家的敵對行動限於海上和陸地的零星入寇，這是雙方國境鄰接和深仇大恨的必然結果。然而等到東方世界陷入動亂和分裂的局面，征服和復仇的希望將希臘人從倦怠中喚醒。拜占庭帝國在巴西爾世系傳承以來，一直能夠安享和平與尊榮，也許會以全部實力迎戰不足掛齒的埃米爾的軍隊，何況對手的後方還受到攻擊和威脅，那些人是埃米爾的國內仇敵，也都是伊斯蘭信徒。公眾用「明日之星」和「薩拉森人的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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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崇高的名號，向著尼西弗魯斯·福卡斯發出震耳的歡呼，這位君王在營地的英名蓋世一如在都城的不得民心。他出任皇家總管的僚屬和東方的將領，奪回克里特島，根除海盜的巢穴，無數亡命之徒長久以來藐視帝國的尊嚴，做盡惡事未受懲處。
[77]

 他的軍事天才在這些冒險行動中表露無遺，能夠身先士卒獲得極大的成就，過去這些冒險行動經常敗北，為帝國帶來損失和恥辱。薩拉森人看到他從船上架起棧橋到岸上，使部隊能夠安全登陸，不禁大吃一驚。圍攻甘地亞用了7個月的時間，土生土長的克里特人陷入絕望之境，因為經常獲得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同胞的幫助而激起鬥志，就是在厚實的城牆和雙重的壕溝為希臘人攻克以後，城市的街道和房屋還是繼續進行著毫無希望的奮戰。都城的抵抗被瓦解以後，希臘人順利佔領全島，降服的民眾接受征服者的洗禮。
[78]

 在君士坦丁堡舉行久已被人遺忘的凱旋式，盛大的排場受到民眾高聲讚許，帝王的冠冕成為唯一能酬庸尼西弗魯斯的服務和滿足他的野心的獎品。

年輕的羅馬努斯二世是巴西爾世系的第四代，他逝世後，成為孀婦的狄奧法諾皇后，接連嫁給尼西弗魯斯二世和殺害他的兇手約翰·齊米塞斯，這兩位都是當代的英雄人物。狄奧法諾有兩位稚子，先後由他們擔任監護人和共治者來進行統治，12年的軍事指揮形成拜占庭編年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時期。他們率領參戰的臣民和盟友，在敵人看來是20萬兵強馬壯的隊伍，大約有3萬人裝備著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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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4000匹騾子的補給縱隊伴隨行軍，露宿過夜的營地通常會在四周用鐵蒺藜來加強守備的力量。雙方發生了幾場血腥而無法產生決定性作用的戰鬥，如果按照這樣的狀況，要想達成預想的成效還得要幾年的工夫。

我必須簡略敘述兩位皇帝從卡帕多細亞的山丘到巴格達的沙漠所進行的征服工作。在西利西亞圍攻莫普蘇埃斯提亞和塔爾蘇斯，可以用來磨煉部隊的戰鬥技巧和堅忍習性，從這幾場作戰的表現，我應該毫不猶豫承認他們配得上羅馬人的令名。莫普蘇埃斯提亞由兩個相連的城區組成，中間被薩魯斯河分隔，20萬伊斯蘭教徒注定要被殺死或接受奴役，這個數量使人難以置信，應該是把隸屬區域的居民都算進去。他們先將莫普蘇埃斯提亞圍得水洩不通，再用強攻的方式奪取；塔爾蘇斯的降服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以饑饉令城市屈服。薩拉森人剛接受體面的條件投降，就看到埃及海上援軍的到達，因為距離過遠而且無可挽回，只有放棄，心中感到無限懊惱。他們在遣散以後被安全引導到敘利亞的邊界，有一部分年代久遠的基督徒，在希臘人的統治之下過著平靜的生活，用一個新的殖民地來補充空無人煙的居留區。但清真寺被用來當作馬廄，講壇被投入火焰之中，許多黃金和寶石製作的名貴十字架，是從亞細亞教會奪來的戰利品，被當成感恩的禮物孝敬給皇帝，以滿足其虔誠或貪婪的虛榮心。莫普蘇埃斯提亞和塔爾蘇斯的城門被運走，裝在君士坦丁堡的門樓裡，當成這次勝利永垂不朽的紀念物。

等到他們奪取和鞏固阿馬努斯山狹窄的隘道以後，兩位羅馬君王一再率領軍隊進入敘利亞的心臟地區。然而，尼西弗魯斯並沒有攻打安條克的城牆，不論是基於人道還是迷信的關係，顯然是出於對東方古老都城的尊敬。他圍繞城市構建了一條對壘線就感到心滿意足，同時還交代部將不要急躁，等到春天他回來後再處理。然而在隆冬一個漆黑多雨的夜晚，有位冒進的副官帶著300名士兵，偷偷接近防壁，用雲梯爬上去佔領了兩個相鄰的塔樓，堅持對抗優勢敵軍的壓力，勇敢地保護了所佔據的要點，直到並不甘願的首長帶著遲緩而有效的兵力前來救援。等到最初發出的殺戮和劫掠的叫囂聲逐漸消失以後，重新恢復愷撒和基督的統治。10萬薩拉森人加上敘利亞的軍隊和阿非利加的艦隊，他們的努力全部化為泡影，在安條克的城牆下面沒有起到一點作用。

哈馬丹王朝的皇家城市阿勒頗臣屬於塞菲多拉特，倉促的撤退使過去的光榮蒙羞，等於把王國和都城放棄給入侵的羅馬人。阿勒頗的城牆並沒有將建築壯觀的皇宮包括在內，羅馬人很高興能在那裡找到一個儲量豐富的軍械庫——1400匹騾子的馬廄，還有300袋金銀。城市的城牆抵抗著攻城沖車的撞擊，圍攻者將帳幕紮在鄰近的焦山，撤離以後引起居民和傭兵的爭執。城門和防壁的守衛都放棄職責，這時在市場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他們受到共同敵人的大舉襲擊和屠殺。成年男子全部不留活口，1萬名青年被當成俘虜帶走，值錢的戰利品重量超過載運馱獸的數量和負荷，剩下無法運走的東西都被放火燒燬。在經過恣意洗劫10天以後，羅馬人行軍離開了這座空無一物和流血漂杵的城市。在入侵敘利亞的過程中，他們命令農人要耕種土地，以便他們在下一個季節不勞而獲。有100多個城市被征服後歸順，在主要的清真寺有18個講壇被丟到火中，用來報復穆罕默德門徒褻瀆神聖的行為。名聲響亮的海拉波裡斯、阿帕梅亞和埃米薩，暫時出現在征服的名單上，齊米塞斯皇帝紮營在大馬士革這個人間樂園，接受一個降服民族所付出的贖金。這股所向無敵的洪流到達腓尼基的海岸，在的黎波里為堅固的城堡所阻擋。

自從赫拉克利烏斯離開之後，陶魯斯山下流過的幼發拉底河，就沒有希臘人從此渡過，很可能連看到都很困難。現在這條河流屈服於勝利的齊米塞斯，可以自由通行。歷史學家認為他可以用這樣的速度，繼續佔領過去一度著名的城市，像薩莫薩塔、埃德薩、馬提羅波裡斯、阿米達和尼西比斯，帝國古老的邊界就在底格里斯河的附近地區。埃克巴塔納是個眾所周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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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的作者故意隱瞞，不讓人知道這是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希臘人急著想奪取尚未被人碰過的金庫，英勇的精神受到很大的鼓舞。憤怒的流亡人士傳播齊米塞斯帶來的恐怖行為，但是在國內暴君的貪婪和揮霍之下，巴格達的財富已經消耗一空。人民的祈禱和步武王朝的部將提出嚴苛的要求，逼得哈里發要供應錢財來防衛城市。一籌莫展的穆西僅有的答覆，是他的軍隊、經費和行省已全部被人奪走，在無力供應的狀況下只有退位下台。埃米爾絲毫不肯通融，將皇宮的傢俱全部出售，獲得戔戔之數不過4萬金幣，立即在個人的奢華生活上花得乾乾淨淨。然而希臘人的撤離解除了巴格達的憂慮，口渴和飢餓護衛著美索不達米亞的沙漠，皇帝已滿足於光榮的戰績，載運東方的戰利品班師君士坦丁堡，在他的凱旋式中展示絲織品、香料以及300萬金幣和銀幣。

然而東方的實力只是被這陣暫時的颶風吹得彎腰駝背，並沒有完全粉碎。等到希臘人撤離以後，流亡在外的君王回到首都，臣民對不是出於自願的效忠誓言全部加以否認，穆斯林再度洗淨他們的清真寺，把聖徒和殉教者的偶像清除一空。聶斯托利派和雅各派情願要薩拉森人當他們的主子，也不願正統教會得勢。憑著東正教基督徒的數量和銳氣，還不足以支持教會和國家。在這次範圍廣大的征戰中，只有安條克在光復以後，與西利西亞的城市以及塞浦路斯島一起，成為羅馬帝國永遠有用的產業。


 第五十三章 東羅馬帝國在10世紀所面對的狀況 疆域的擴張和縮減 財政和稅收 君士坦丁堡的宮殿 頭銜和職稱 皇帝的尊榮和權勢 希臘人、阿拉伯人和法蘭克人的戰術 拉丁語文的式微 希臘語文的研習曲高和寡(733—988 A.D.)


 一、希臘帝國在10世紀時的一般狀況和主要缺失

一道歷史的光芒似乎從10世紀的黑暗之中照射出來。我們懷著好奇和尊敬的心情，打開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的作品，這是他在心智成熟的年齡，為了教誨自己的兒子而親手動筆寫成的，他曾承諾要在這部書中展現出東部帝國在和平和戰爭的時代國內外的情勢。他根據個人以及歷朝君王的做法，在這些著作的第一部書中，詳細描繪了君士坦丁堡的教會和皇宮極為奢華的儀典和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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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在第二部書試圖精確說明歐洲和亞洲各軍區也就是各行省的情況。羅馬戰術運用的方式、部隊的紀律和陣式、陸地和海上軍事行動的準則，在這些極為實用的作品的第三部書中詳加解釋，這部分也可能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父親利奧六世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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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他談到帝國的施政方針，透露拜占庭政府在與世界上各個國家友好相處或採取敵對行動時制定策略的機密過程。還有就是那個時代的文學著作，有關法律、農業和歷史的實用體系，有助於增進臣民的福利和馬其頓君王的榮譽。稱為《巴西利克》的60卷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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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關民法體系的法典總覽，是在這個輝煌王朝前面3位統治者的手下逐漸完成。

農業技術部分是古代最優秀的人員運用閒暇的時間，再三斟酌才敢動筆，其中經過精選的文章都編在君士坦丁20卷的《農藝學》之中。他指示要把歷史上重大興亡和善惡的事跡，分案分條編成5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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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每個市民都能接受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不致重蹈覆轍。東部帝國的統治者不惜放下身段，放棄立法者的尊貴地位而屈居於卑下的教師或作家。要是他的繼承人和臣民毫不在意他那身為家長的關懷之情，我們倒是可以繼承和享用這份永恆的遺產。

這份禮物經過精確的衡量和評估，就會降低本身的價值和後代的感激，即使據有這些皇家的財富，我們仍舊為貧乏和無知而深感悔恨，原作者日益頹廢的光榮也為冷漠或蔑視所抹除。《巴西利克》這部書完全在抄襲查士丁尼的法學作品，只不過是帶有偏見和殘缺不全的希臘文譯本而已，但古代市民的理性常被頑固思想的影響力所取代，像離婚、娶妾和放款求利受到絕對的禁止，妨害到貿易的自由和私生活的幸福。君士坦丁的臣民在那部歷史著作中，可能十分仰慕希臘和羅馬難以匹敵的各項美德，並可能從中瞭解從前的人士是如何盡自己所能達成所渴求的目標的。然而帝國的高級官員或樞密大臣要是準備出版新的聖徒傳記，必然會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譯者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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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誕而又華麗的神話，使迷信獲得更為豐富而陰鬱的材料。教會的一年行事歷中所記載的功德和奇跡，在哲人的眼裡比不上一個辛勞的農民，他會繁衍造物主恩賜的穀物，為他的同胞提供所需的糧食。

編著《農藝學》的帝王作家，卻致力傳授殺人放火的毀滅藝術，這是自色諾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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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以來，作為英雄和國王必備的本領。然而利奧和君士坦丁的《戰術學》卻摻雜那個時代等級較低的成分，缺乏原創性的天才，只能就勝利的結果肯定其有關的規定和原則，要想運用適當的風格和方法則顯得力有不逮。他們把毫無關聯和互不兼容的東西，盲目混合在一起：像斯巴達的方陣和馬其頓的方陣，像加圖的軍團和圖拉真的軍團，以及奧古斯都的軍團和狄奧多西的軍團。甚至對於軍事基本知識的應用，至少在談到有關重要性的體認上，都讓人懷疑。他們所熟悉的一般原則受到理性的指導，然而它所具備的優點，以及面對的困難完全在於如何實踐履行。一個士兵的紀律主要靠訓練而不是靠學習養成，指揮官的才能來自冷靜和機敏的頭腦，天生用來決定軍隊和國家的命運——前者是畢生勞累養成的習慣，後者是剎那間戰機的掌握。靠著戰術的課本要想在會戰中獲勝，就像依循評論的規則寫出史詩一樣，成功的可能性真是微不足道。至於典禮手冊，則是教會喪失純潔和城邦失去權力以後出現的可厭而無聊的活動，產生極其冗長而無用的記述而已。對於軍區或行省進行研究，也許可以獲得可信而有用的資料，通常這是政府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不必再依靠有關城市起源的神話，或者對城市居民的道德敗壞的惡毒諷刺詩句。

歷史學家對於這樣的資料當然很樂意加以記錄，如很多有價值的問題，像首都和行省的人口、稅收和歲入的額度、皇家軍隊裡服役的臣民和外國人的數量，連「哲學家」利奧六世和他的兒子君士坦丁七世都不以為意，那麼歷史學家對此毫無所悉，也不應該受到責備。君士坦丁對於公共行政方面的著述也有類似的缺失，但仍然具有很多優點而顯得與眾不同：古代的民族有些狀況極為可疑，敘述的內容非常荒謬，但是關於蠻族的地理和習俗都有很精確的記載。在這些民族之中，只有法蘭克人有資格觀察並記述東部城市的狀況。奧托大帝的使臣是克雷摩那的主教，10世紀中葉曾經描繪了君士坦丁堡的情景，表現出明快的風格、生動的敘述和敏銳的觀察。甚至就是勒特普朗德的偏見和熱情，也都帶有奔放和天才的標記。我靠著國外和國內極其有限的資料，深入探討拜占庭帝國的形式和實質，瞭解希臘人的行省和財富、民政和軍事的力量以及他們的特性和文學狀況，這段時間約有600年，從赫拉克利烏斯在位到法蘭克人或拉丁人成功的入侵為止。


 二、希臘帝國的疆域劃分以及財富和人口

狄奧多西的兩個兒子分疆而治以後，成群結隊的蠻族從西徐亞和日耳曼地區蜂擁而來，佈滿所有的行省，消滅古老的羅馬帝國。遼闊的疆域掩飾了君士坦丁堡的不堪一擊，邊界沒有受到侵犯，至少還可以保持完整。查士丁尼的王國能夠開疆闢土，攻佔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帶來耀眼的光輝。然而這些征戰所獲得的新的領地，只是暫時據有卻極不穩定，而且東部帝國將近一半的國土為薩拉森人用武力奪走。阿拉伯的哈里發已經制服了敘利亞和埃及，等到阿非利加就範以後，西班牙這個已經成為哥特人王國的羅馬行省，被哈里發的部將帶兵入侵加以征服。地中海的島嶼無法逃脫他們海上勢力的威脅，克里特的港口或西利西亞的城堡成為他們最遠的據點，虔誠或背叛的埃米爾羞辱寶座和都城的尊嚴。剩餘的行省仍舊接受皇帝的統治，經過重新的改組和整理，在赫拉克利烏斯繼承人的規劃之下，原來由省長、代行執政官或伯爵行使的司法權力，被行政區或軍政府的制度所取代，那位皇帝作家對此有詳盡的敘述。

在29個軍區中，12個在歐洲，17個在亞洲，有關這方面的開始時間並不清楚，就軍區這個詞的語源而論也很難斷言，界線隨意指定而且經常變動。但那些為了保護各自的區域，自行提供經費組成的部隊的特質和屬性，產生了一些聽上去非常奇怪的名字。愛好虛榮的希臘君主始終自負於光榮的征服，一直沒有遺忘他們失去的領土。於是在幼發拉底河的西岸建立了一個新美索不達米亞，西西里的名稱和負責治理的法務官，也被轉移到卡拉布裡亞一個比較狹窄的地帶，貝內文圖姆公國部分地區提升到倫巴第軍區的規格和頭銜。在阿拉伯帝國勢力衰落的時期，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可能將民族的自負運用在更具實際利益的地方。尼西弗魯斯、約翰·齊米塞斯和巴西爾二世的勝利，重振了羅馬的聲威，擴大了原來的疆域，西利西亞行省、安條克都會區以及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兩個島嶼，又重新向基督和愷撒效忠，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併入君士坦丁堡的皇權管轄，保加利亞王國受到摧毀，馬其頓王朝最後幾位統治者伸展他們的主權，從幼發拉底河的源頭直到羅馬鄰近地區。

到了公元11世紀，新來的敵人和災難使帝國的前途蒙上陰影，諾曼人的亡命分子奪去意大利的剩餘地區，土耳其征服者從羅馬的主幹上幾乎砍斷了所有的亞洲分支。在蒙受這些重大的損失以後，科穆寧家族的皇帝所統治的地區，仍舊從多瑙河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從貝爾格萊德到尼斯、特拉布宗和曲折的米安得河。色雷斯、馬其頓和希臘這些範圍廣闊的行省，還是臣服於皇帝的權杖之下，他據有塞浦路斯、羅得、克里特以及愛琴海或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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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50個島嶼，就是帝國的殘餘部分也超過歐洲最大王國的疆域。

這些帝王同樣可以自豪而真實地宣稱，他們在基督教世界的國君中，佔有面積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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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豐富的稅金，最為繁榮旺盛和人口最稠密的國土。西部的城市隨著帝國的衰亡已經日益沒落和毀滅，無論是羅馬的廢墟，還是巴黎和倫敦的泥土城牆、木頭棚屋和狹窄街道，都不可能讓拉丁地區的陌生人藐視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尤其是它有宏偉的宮殿和教堂、眾多富於技藝和生活奢華的人民。君士坦丁堡的財富產生誘惑力，但是從最早時期開始，憑著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實力，已經擊退了波斯人、保加利亞人、阿拉伯人和俄羅斯人大膽的進攻，而且預判今後更會如此。行省沒有那麼好的運道和防禦能力，很難找到一些地區或一些城市能夠逃脫這些凶狠蠻族的侵犯。他們不可能長期佔有，只能盡情掠奪和搜刮。

東部帝國自查士丁尼時代以後，國勢陵夷，無法達到過去的程度，毀滅比發展所產生的力量更為積極與活躍，政府和宗教的暴虐統治帶來長期的罪惡，使戰爭的災難更為苦澀。俘虜從蠻族手裡逃脫以後，常常會被統治者的大臣剝奪一切後關進監牢。迷信的希臘人因祈禱而心志墮落，因齋戒而身體虛弱，眾多的修道院和宗教節期使人類浪費時日和精力，不能從事世俗的事務。然而拜占庭帝國的臣民在世界各民族之中最為靈巧和勤奮，他們的領地在土壤、氣候和位置方面更是得天獨厚，而在技藝的支持和培育下，他們的堅忍和愛好和平的性格，較之於具有好戰精神和封建制度下的歐洲，能夠發揮更有利的作用。有些行省已經損失而且無可挽回，不幸的遭遇使仍舊依附帝國的行省重新獲得人口和財富。

敘利亞、埃及和阿非利加的正統基督徒逃脫哈里發的魔掌，再度向他們的君主效忠，回到同胞的社會之中。他們隨身攜帶動產，避開壓迫者的搜刮，使他們在放逐生活中能緩和所受的痛苦，君士坦丁堡敞開胸懷，願意與亞歷山大裡亞和提爾的流亡人士展開貿易。逃避敵對行動和宗教迫害的亞美尼亞和西徐亞首長都受到熱情接待，追隨的人員受到鼓勵去建造新的城市和開墾荒廢的田地。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許多地方都保留著這些民族殖民地的名稱、習俗或至少是有關的回憶。甚至那些蠻族的部落全副武裝定居在帝國的疆域之內，也逐漸遵守教會和政府的法令規定。他們雖一直和希臘人分開居住，他們的後裔卻為國家供應了大量忠誠和服從的士兵。要是我們有足夠的資料，能夠對拜占庭君主國的29個軍區進行深入的探討，只要有一個挑選的案例就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所幸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令人產生興趣的行省，伯羅奔尼撒這個名字會讓精通古典文學的讀者眼睛為之一亮。


 三、伯羅奔尼撒的社會和種族的動亂以及絲織品的生產

早在8世紀「聖像破壞者」社會混亂的統治時期，希臘甚至伯羅奔尼撒便受到一些斯拉夫隊伍的蹂躪，這些人已打敗保加利亞人的皇家旗幟。古老的異鄉客像卡德摩斯、達那俄斯和珀羅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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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多產的土地散播策略和知識的種子，然而北方的野蠻人卻徹底拔除了余留下來的帶病的枯根。蠻族大舉入寇，整個國家和居民都發生變動，希臘人的血統受到污染，伯羅奔尼撒最驕傲的貴族竟有著外族和奴隸的名字。經過接連幾代君主辛勤的工作，這塊土地就某種程度而言已經將蠻族清除殆盡，卑賤的殘留人員立下服從的誓言願意接受約束，按照規定呈獻貢金和當兵服役，不過會經常違背這些誓言，政府要不時重申前令。

帕特拉斯受到圍攻，是因為伯羅奔尼撒的斯拉夫人與阿非利加的薩拉森人湊巧同時發動。科林斯的法務官即將到來的傳聞讓大家信以為真，在最後這次災難之中能夠鼓舞市民的勇氣。他們的出擊大膽，獲得勝利，外來的入侵者登船逃走，本國的叛軍放下武器投降，這一天的光榮戰跡要歸功於一個幻影或是一名陌生人，他打著使徒聖安德魯的名義在最前列奮戰不懈。供奉遺骨的神龕裝飾著那一次獲勝的戰利品，被俘的種族永遠要為帕特拉斯宗主教會執役，成為忠心不二的家臣。希洛人和拉棲代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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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地區有兩個斯拉夫部落叛變，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和平狀況經常受到破壞。這些人有時會欺負拜占庭政府的軟弱無力，有時會反抗不公正的壓迫，直到最後與他們敵對的同胞也向著這個地區前近，要求頒布教皇的敕令來限制埃澤爾人和密倫吉人的權利和義務，規定他們每年繳納1200枚金幣作為貢金。

皇家的地理學家從這些外鄉人的身上找到一個原生的種族，就某種程度而言與受到傷害的希洛人有血緣關係。羅馬人特別是奧古斯都出於寬大的胸襟，將這些海岸的城市從斯巴達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並且賜予公民權，這種恩典的延續更使他們加上伊琉人或拉科尼亞自由人的稱號。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在位時，他們得到邁諾特人的名稱，凡是在岩石海岸遇難的船隻都遭到肆無忌憚的搶劫，因而玷污他們要求自由權利的主張。他們居留的地區不適於穀物的生長，然而盛產橄欖，種植的面積一直延伸到馬利亞角。他們接受拜占庭法務官指派的酋長或是君王，每年繳納微不足道的400金幣貢金，作為得到豁免而非依賴的象徵。

拉科尼亞的自由人始終以羅馬人自居，長久以來信奉希臘的宗教。巴西爾皇帝的熱誠使他們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但是維納斯和海神的祭祀在羅馬世界遭到禁止已有500年之久，卻還在這些村野受到信徒的崇拜。伯羅奔尼撒軍區仍舊有40座城市，那些正在沒落的城邦像斯巴達、阿爾戈斯和科林斯，到了10世紀時，距離古代的輝煌和當前的淒涼或許都是等長的時間。軍事服役的義務可以親身參加或是僱人替代，全部附屬在行省的土地或采邑上，每個富有的佃農要繳納5枚金幣，同樣數額的丁稅由財產較少的人共同分攤。在宣佈發起一次意大利戰爭時，伯羅奔尼撒人志願提供100磅黃金(約合4000鎊)和1000匹戰馬，附帶整備齊全的武器和裝具，用以豁免服兵役的義務。教堂和修道院負責供應人數較少的分隊，出售教會的聖職可以獲得充滿罪惡的利益，琉卡狄亞
[91]

 貧窮的主教也要負責出資100金幣。

伯羅奔尼撒是一個富裕的行省，每年的稅收有可靠的保證，製造業和貿易獲得豐厚而正當的收益，可以建立很穩固的財務基礎。從一項稅務法令可以看出開明政策的某些特徵，那就是所有伯羅奔尼撒的水手和製造羊皮紙和紫色染料的工人，可以免徵個人的所得稅。這種方式可以合理地運用或擴展到亞麻布、羊毛織品，特別是絲織品的製造上——前面兩種從荷馬時期起在希臘就已經極為風行，後者可能在查士丁尼當政時引進。這些在科林斯、底比斯和阿爾戈斯發展的技術，為眾多的人民提供食物和職業。男人、女人和孩童都按照年紀和氣力分配工作，其中很多不過是家用奴隸，他們的主子處於自由而體面的情況，不過是指揮工作和享受利潤而已。

伯羅奔尼撒有一位富有而大方的貴婦人，她送給養子巴西爾皇帝的禮物毫無問題是出於希臘織機的產品。丹妮麗斯呈獻一塊純羊毛地毯，設計的圖案完全模仿孔雀的尾巴，大小可以鋪滿一座新教堂的地面，修建這座教堂用來奉獻給基督、天使長米迦勒和先知以利亞。她還贈送600匹絲綢和亞麻布，有各種不同的用途和名稱，絲織品用提爾紫染色，繡出各種花樣和圖形，亞麻布織得非常細密，整塊捲起來可以塞進一根手杖裡。西西里一位歷史學家在提到希臘紡織業時，依據絲綢的重量和質地、織品的細緻、顏色的鮮艷、刺繡的風格和材料，分別列出不同的價格。單絲、雙絲甚或三絲的織品通常可以在市場買到，至於六絲的綢緞需要更高的技術，售價極為昂貴。在所有的色彩之中，他用美妙的修辭言詞，讚許艷麗如火的鮮紅和如沐春風的翠綠。刺繡用絲線或金線，美麗的花朵比簡單的線條或圓形的圖案更受人歡迎。為皇宮或祭壇製作的服裝，通常閃爍著名貴的寶石，圖案都用東方成串的珍珠編成。

直到12世紀為止，基督教世界所有的國家當中，只有希臘能靠著自然界的絲蠶和後天訓練的工人，生產極為雅致和精美的奢侈品。可是，這個秘密終於被機警而勤勞的阿拉伯人偷走，東部和西部的哈里發恥於向不信者借用他們的設備和服飾。西班牙有兩個城市阿爾梅裡亞和里斯本，以製造、使用和輸出絲織品而聞名於世。諾曼人首先將這種技術傳入西西里，羅傑引進整個產業的貿易和運輸，使他獲得的勝利迥然不同於各個時代毫無變化和結果的敵對行動。他派出部將大肆洗劫科林斯、雅典和底比斯以後，俘虜大批的男女織工和工匠，將他們押上船帶走，對他們的主子而言是非常光榮的戰利品，對於希臘的皇帝可是極大的羞辱和損失。西西里的國王並非不知道禮物的價值，在清點俘虜時，他只接受科林斯和底比斯的男女工人，要是按照拜占庭歷史學家的說法，他們在野蠻的主子下面努力幹活，就像古代的伊瑞特裡亞人為大流士賣命一樣。羅傑在巴勒莫的皇宮裡修蓋一座宏偉的建築物，專門供這批勤勞的工匠使用，他們的技藝後來傳給子女和學徒，用來滿足西方世界不斷增長的需要。

西西里紡織業的衰落歸咎於島上的動亂和意大利各城市的競爭。到了1314年，盧卡在相鄰的姐妹共和國中，單獨壟斷此一獲利甚豐的行業。一次國內的大動亂使得這些工匠散佈到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威尼斯、米蘭，甚至阿爾卑斯山以外的國家，等到這個事件發生13年後，摩德納的法令規定了有關桑樹的種植，並且按時調整生絲的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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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的氣候對於養蠶並不相宜，但是法蘭西和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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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業靠著意大利和中國提供原料而發達起來。


 四、希臘帝國的歲入以及皇帝的盛大排場和奢侈生活

我必須再提一下，那個時代能留下的資料不僅含糊而且稀少，很難據以對希臘帝國的稅收、歲入和資源做出正確的判斷。從歐洲和亞洲的各行省，金銀和錢財的溪流長年傾入皇家的大水庫。等到樹枝跟主幹分離，更增加了君士坦丁堡相對的重要性。專制極權的原則在於國家從命於首都，首都從命於皇宮，皇宮從命於皇帝本人。一名猶太旅客在12世紀時前往東部遊歷，拜占庭的富裕狀況使他眼花繚亂讚不絕口。圖德拉的本傑明說道：

就是在這裡，在這萬國城市的所在，希臘帝國的貢金每年都要繳運過來，高聳的塔樓裡面堆滿名貴的絲綢、紫色染料和黃金。據稱君士坦丁堡每天要向國君交納2萬枚金幣，這些都是從商店、酒館和市場向商人徵收所得，他們經由海上或陸地從波斯、埃及、俄羅斯、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來到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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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有關金錢的問題，猶太人的見解就很值得信賴，就像這樣每年365天的出息還不少於700萬鎊，使我想到應該將希臘歷書上的節慶盡量減少。狄奧多拉和巴西爾二世儲存了大量財富，可以使人對它的供應和來源有一個雖不肯定卻非同一般的概念。米凱爾的母親在退隱到修道院之前，曾經試圖公開忘恩負義的兒子實際繼承財產的數額，好用來阻止或揭露他那窮極奢華的揮霍，10.9萬磅黃金和30萬磅白銀是她和過世丈夫的節約成果。巴西爾的貪婪名聲不亞於勇敢和運氣，勝利的軍隊可以及時獲得報酬和獎賞，根本無須動用埋藏在皇宮地道的20萬磅黃金(約合800萬鎊)。用這樣的方式去累積財富完全不合於現代財政的理念和做法，我們著重於運用和發行公共貸款來計算國家的財富。然而一個對敵人凶狠的國王、一個受到聯盟尊重的共和國，卻死守著古老的原則，兩者都能達成最終的目標，就是建立軍事強權和獲得國家安寧。

無論是為了國家目前的支用而耗費國庫，還是為了將來的用途而保留，最神聖而重要的需求是要保證皇帝的尊嚴和享樂，只有皇帝的決定可以制約和衡量他的私人開銷。君士坦丁堡的君王遠離合乎自然的簡樸生活，然而隨著歲月的流轉，基於個人的喜愛或追求時尚，開始離開煙霧瀰漫和嘈雜喧囂的首都，盡情享受清新的田園空氣。他們對農村慶祝葡萄豐收的節日感到極大的興趣，可以愉快地打獵或是安靜地釣魚來打發閒暇的時光，躲開炎夏的太陽曝曬，享受涼爽海風的撫愛。亞洲和歐洲的海岸和島嶼到處是豪華的別墅，沒有採用隱蔽和內斂的方式來興建，並以自然景色襯托華麗的裝飾。僅僅是花園裡的大理石結構，就可讓人知道主人的富有和建築師的辛勞。統治者的產業在城區和郊外有很多堂皇富麗的房舍，一代代不斷發生的災難使遺產的繼承權不斷轉移，其中有12處經過轉讓成為大臣所有。大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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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皇家御所的中心，在11個世紀的漫長時期裡，始終坐落在橢圓形大競技場、聖索菲亞大教堂和御花園之間，在御花園建有很長的台階，可以通到普羅蓬提斯海岸邊。君士坦丁一世的原始建築全部模仿或對照古羅馬式樣，他的繼承人連續幾代對其進行改進，企圖要媲美舊世界的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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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的皇宮在10世紀時，無論在氣勢宏大還是華麗方面，毫無疑問已經較羅馬更勝一籌，使得拉丁人為之羨慕不已。

這得投入多少代的勞力和財富，才能造就如此龐大而又形式各異的建築群!每一棟建築物都表現出那個時代和建造人的風格，因為可供使用的空間極其有限，我們只有諒解主政的君王不惜拆除前代的工程，這種方式或許使他們暗中感到欣喜。治國要求節約的狄奧菲盧斯皇帝，對於家用的奢侈與豪華，倒是出手大方毫無限制。有一位受寵的使臣，傲慢的態度和生性的慷慨使阿拔斯王朝都感到驚愕，他在返國述職時，竟然呈獻一座宮殿的模型，正是巴格達的哈里發在底格里斯河畔修建的宮殿。

狄奧菲盧斯按照這個模型立即建造起更加宏偉的宮殿，新建築物附帶花園和5座教堂，其中一座的規模特別高大華麗，上面覆蓋3個圓頂，全部使用鎏金的黃銅屋瓦，安置在意大利的大理石石柱上面，四周的牆壁也鑲嵌了各種顏色的大理石。教堂的正面是半圓形的柱廊，形狀和名稱都用希臘字母Σ來表示，使用15根弗裡吉亞大理石柱作為支撐，地下拱道也運用類似的結構建造。柱廊前面的廣場中間有一股噴泉，水池的四周圍繞鑲邊銀板，每個季節開始時，池裡沒有水而是裝滿各種最新鮮的水果，皇帝用來招待平民供他們自行取食。他坐的寶座佈滿黃金和寶石，安置在高台上，有大理石階可以通達，他非常高興觀看這樣熱鬧而又豪華的場面。寶座的下面坐著衛隊的軍官、行政官員和賽車場各派的首領，民眾站在最底層的台階，寬闊的場地擠滿跳舞、唱歌和表演啞劇的人群。廣場四周是法院大廳、軍械庫、各種機構和娛樂活動的辦公室。「紫袍室」的得名來自皇后每年要在這裡親自分發紫色和紅色的袍服。很多整排的房屋依據時節的不同提供各種用途，全部裝飾著大理石和斑岩，還有繪畫、雕刻、鑲嵌畫以及大量金銀珠寶。

狄奧菲盧斯要滿足富於幻想的華麗壯觀，盡情運用那個時代藝術家的才華和辛勞，雅典人的品位卻瞧不起那低級而又浪費的成品：一株枝葉齊全用黃金打造的樹木，上面棲息著一群小鳥，發出人工的啁啾之聲；兩頭用黃金鑄造的雄獅，無論是體形的大小、外貌的兇猛還是發出的吼聲，全都很難與叢林中的弟兄相區分開。巴西爾和科穆寧王朝那些狄奧菲盧斯的繼承人，都有偉大的抱負要在自己的住處留下一些紀念物，宮殿最豪華和莊嚴的部分是金色的三方臥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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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世富有和出身高貴的希臘人，全都企圖倣傚他們的君主，只是有的地方會稍加節制。當他們穿著彩繡的絲質袍服騎在馬上從街頭走過時，連兒童都會誤以為他們是國王。

伯羅奔尼撒有一位貴婦丹妮麗斯，在巴西爾住在馬其頓的少年時期曾施以援手，滿懷柔情或虛榮下定決心要去拜訪她那偉大的養子。從帕特拉斯到君士坦丁堡的行程一共有500英里，她的年事已高或出於怠惰的性情，無法忍受騎馬或乘車的疲勞，便乘坐軟轎或舁床，由10個健壯的奴隸抬著行走，由於換班的次數頻繁，挑選一支300人的隊伍來專司其事。她在拜占庭的皇宮受到所有人員的孝敬，高貴的身份如同皇后，不管她從哪裡取得財富，憑著送出的禮物就無愧於皇家的手筆。我在前面提過，伯羅奔尼撒最精巧出色的產物就是各種亞麻、絲和羊毛的織品，但是最引人注目的禮物卻是300名美貌的男孩，其中有100名是閹人。那位歷史學家說道：「她不可能不知道，皇宮之適合於此類蟲豸，更甚於牧人的奶酪引來夏日的蒼蠅。」她臨終時將伯羅奔尼撒大部分家財捐贈出去，在遺囑中指定巴西爾的兒子利奧是她的繼承人。等到這筆遺產交付以後，皇家的封地又增加了80個農村或田莊，3000名丹妮麗斯的奴隸被他們的新主人賜予自由，遷移到意大利海岸成立一個殖民區。從一位出身平民的貴婦人的例子，我們大致可以知道皇帝真是富有四海。然而我們的享受雖然限制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裡，奢侈的生活無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總是靠著自己的私有財產，那要比挪用經管的公共錢財更為清白也更為安全。


 五、皇室的封號和頭銜以及宮廷、政府和軍隊的職位

一個絕對專制的政府，必須致力於弭平貴族和平民出身的差異，只有君王是一切榮譽的泉源。個人無論是在皇宮或是在帝國，地位的高低完全憑著皇帝武斷意願所賜予的頭銜和職務。從韋斯巴薌到阿歷克塞·科穆寧的1000多年之中，最高頭銜「奧古斯都」可以任意授予在位國君的兒子或兄弟，「愷撒」則為第二號人物，至少也能列名於第二位階。生性狡黠的阿歷克塞為了避免違背諾言，曾經將愷撒頭銜應許給一個勢力強大的同事，那是他一個姐妹的丈夫，他同時又要獎賞忠誠的弟兄艾薩克，但是不願讓他升為奧古斯都成為自己的共治者，於是在奧古斯都和愷撒這兩個頭銜之間，插入一個新設立的高階職位。靈活而又富於彈性的希臘語，容許阿歷克塞將奧古斯都和皇帝兩個詞合而為一，產生「塞巴斯托克拉特」這個聲調十分響亮的頭銜。艾薩克擢升到愷撒之上，位於寶座的第一層，群眾反覆呼喊這個名字。他與統治者的區別在於頭部和腳部裝飾的差異。只有皇帝可以穿著紫色或紅色的官靴，頭戴皇冠或是模仿波斯國王三重冠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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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頂布或絲綢製作的金字塔形高帽，上面綴滿各種珍珠和寶石，黃金製成的水平圓圈和兩個拱門構成冠架，在頂部的位置也就是拱門相接的地方，安上一個圓球或是十字架，兩串下垂的珍珠掛在面頰的兩邊。塞巴斯托克拉特和愷撒的官靴不是紅色而是綠色，他們所戴的頭飾或皇冠成開口狀，貴重的寶石要少很多。

想像力極為豐富的阿歷克塞又設立「Panhypersebastos」和「Protose bastos」兩種官名，聲調和意義都讓希臘人感到滿足，位階與愷撒平行或稍低一級，這些名字含有高於或優於奧古斯都這個簡單稱呼的意味，後來羅馬君王這個神聖和原始的頭銜「奧古斯都」被貶低成為拜占庭宮廷加於親戚或奴僕的尊稱。阿歷克塞的女兒用極為愉悅的態度，讚譽將希望和榮譽劃分等級的巧妙做法，但就連毫無知識的人也都明白這些名詞的含意何在。這種無味的文字遊戲很容易被他的驕傲的繼承人發揚光大。他們對所寵愛的兒子或兄弟尊以「主上」這個更崇高的稱呼，規定新的服飾和賦予新的特權，這一切都緊隨在皇帝之後。五個頭銜如下：其一為主上；其二為塞巴斯托克拉特；其三為愷撒；其四為「Panhypersebastos」；其五為「Protosebastos」。這些只授予和他有血統關係的皇族，他們靠著皇帝的威嚴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由於沒有實際的職務也無法發揮功能，他們的存在不能發揮作用，具有的權勢極不穩定。

無論在哪一個君主國，政府的實際權力必然分別掌握在皇宮和財務大臣，以及艦隊和軍隊的將領手裡。這些職務的頭銜有不同的稱呼，經過時代演變，像伯爵、統領、法務官和財務官的地位在無形中下降，他們的僕從反而爬到他們的頭上，享受國家最高的榮譽和地位。

其一，君主國的一切政務都得由君王親自過問，主持皇宮事務和禮儀的部門最受尊敬。查士丁尼在位時，「Curopalata」的職責最受人注目，現在完全為「Protovestiare」所取代。這個職位的原始功能只不過是管理皇帝的衣櫃而已，後來的權限擴大到有關儀式典禮和奢侈生活的全部業務，而且還手執銀棒主持各種公開露面和私人接待的覲見事宜。

其二，在君士坦丁的古老體制之中，主計官稱呼只用於財務的管理人員，各部門的主管官員分別稱為疆域、驛站、軍隊和公私金庫的主計官。至於總管法律和稅務的最高長官稱為「大主計官」，地位相當於拉丁王國的財務大臣。他用監督的眼光注視著民政實施的狀況，在他的手下協助工作的人員，像城市的市長或郡守，以及首席秘書，掌管印璽、檔案和專供皇帝簽字的紅色或紫色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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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使臣的引見和傳譯則由首席通事或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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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這兩個名字來自土耳其語，至今仍在土耳其政府中使用。

其三，御前侍衛從衛兵的低微身份和職務，在不知不覺中升到將領的地位。東部和西部的軍區、歐洲和亞洲的軍團，經常處於分裂的狀況，最後還是「侍衛長」擁有地面部隊的絕對和整體的指揮權。「Protostrator」最早的功能是照料皇帝騎馬的馬伕，逐漸成為侍衛長派往戰場的部將，他的職權擴展到皇家馬廄、騎兵部隊和皇帝狩獵和放鷹的隊伍。「Stratopedarch」是軍營的首席軍法官；「Protospathiare」負責指揮衛隊；「Constable」「Aeteriarch」和「Acolyth」分別是法蘭克人、蠻族部隊和瓦蘭吉亞人或英吉利人這些外國傭兵的首領，在拜占庭軍隊士氣渙散毫無鬥志時，成為最有實力的中流砥柱。

其四，水師由大公爵負責指揮，當他不在場時，他們要服從艦隊首席「Drungaire」的命令，或是取代這個職位的埃米爾或水師提督，這個名字來自薩拉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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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現代歐洲的通用語言。

以上提到的這些官員以及其他未能一一列舉的職稱，組成民政和軍事的位階體制。他們的官階和薪俸、服飾和頭銜、相互之間的禮節和受尊敬的地位，都要用盡心機來相互制衡，比起確立一套管理自由人民的制度更為複雜。當這個失去基礎的結構永遠埋入帝國的廢墟之中，法典形成自負和奴役的紀念碑，就這方面而言已近乎完美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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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皇帝的尊榮和權勢以及對使臣的接待

人類將奉獻給最高神明的最崇高的頭銜和最卑順的禮儀，出於諂媚與畏懼的心理，用在與我們稟性相同的造物身上。戴克裡先從波斯的奴性統治借用的崇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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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俯伏在地面親吻皇帝的腳。這種方式一直延續下來，而且變本加厲，直到希臘王國最後的朝代。除了星期日出於宗教更為高傲的動機，暫時不使用這種禮儀之外，凡在其他日子覲見皇帝的人員，無論是被授予冠冕和紫袍的王侯，出使代表獨立君主的使臣，還是亞洲、埃及或西班牙的哈里發，法蘭西或意大利的國王，古羅馬的拉丁皇帝，都要行使這種帶有屈辱性的禮節。克雷摩那主教勒特普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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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交涉時，強調法蘭克人的自由精神和他的主子奧托的尊嚴，然而他那誠摯的性格無法掩飾第一次覲見時表現出的卑躬屈節的態度。當他趨近寶座時，金樹上的小鳥發出啁啾的鳴聲，同時兩隻金獅蹲伏在地連連怒吼。勒特普朗德和兩名隨員被迫只得屈服行跪拜之禮，全身趴伏連續3次用前額叩地。在他站起來的剎那之間，有種機械裝置將寶座從地板提升到藻井的高度，皇帝換上更為華麗的新服裝出現，朝見在莊嚴而肅靜的氣氛下結束。

克雷摩那主教在誠實和驚異的敘述中，詳細說明了拜占庭宮廷的儀式，直到現在土耳其政府仍舊奉行不輟，就是最後一代的莫斯科或俄羅斯公爵還是繼續保有。使臣從威尼斯到君士坦丁堡經過海上和陸地的長途跋涉以後，就在金門的前面停下來，等待負責的官員用友善的態度將他們引導到接待的宮殿。但是這所宮殿有點像監獄，關防嚴格的管理人禁止他們與外來客或本地人接觸。他在第一次覲見時呈獻主子送來的禮物——奴隸、金瓶和貴重的鎧甲。宮廷有意讓他看到支付官吏和部隊的金額，用以顯示帝國富有的程度。他受到皇家盛宴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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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使臣座位排列的次序，按照希臘人對他們尊重和輕視的狀況而定。皇帝把他桌上吃過的菜送給客人，用來表示最大的恩惠。在寵臣辭退時，皇帝會賜予表示職位的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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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晚，負責民政和軍事的官員和將領都在皇宮值勤，只要看到皇帝或他的笑容就是他們辛勤工作的報酬，他的點頭示意或是一個手勢就是他的命令。即使是塵世最顯赫的人物，在他面前也要保持肅靜俯首聽命。

皇帝用正規或偶爾的行列出巡首都，有時也會在公眾的場所親自露面，政治和宗教的儀式可以說是關係密切，他進入主要教堂的時間，希臘歷書的節慶在這方面都有詳盡的規定。每逢重大活動的前夕，傳達官向全城宣告君王感恩和虔誠的意願。街道打掃乾淨整潔，路面鋪滿各種鮮花，窗口和陽台陳列著名貴的傢俱、金銀器皿和絲質掛氈，嚴格禁止民眾喧嘩和騷擾。隊伍在前進時有軍官帶領部隊在前面開道，政府的官員和大臣按照次序排列在後面跟進，皇帝的四周有宦官和家臣形成護衛，他到了教堂的大門，受到教長和教士隆重的接待。歡呼頌揚的工作也不是隨意交給粗魯的群眾自動自發去做的。

賽車場的藍綠兩派隊伍佔據最適當的位置，長久以來黨派之間的衝突使首都為之震撼，當前倒是不知不覺要在奴性方面一比高下。雙方相互唱和高聲讚譽皇帝，詩人和音樂家指揮合唱團，每一首歌都充滿萬歲和勝利的詞句。無論是集會、宴席還是教堂都發出同樣的歡呼聲音，為了表示皇帝的權力無遠弗屆，還一再出現拉丁語、哥特語、波斯語、法蘭西語和英格蘭語的擁戴之聲，這些民族不論真假都用雇來的人員擔任。在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的筆下，這種注重形式和講究奉承的學問，已淪為一部供作消遣之用的浮誇著作，再加上後續時代的虛榮給予充分的補充資料，內容就會更為豐富。然而，君王只要冷靜思考，就知道同樣的歡呼可以用於每個朝代的每號人物。若是他的出身微賤，想必不會忘記從前他發出的歡呼聲何其響亮，而且要向人表現出喜悅之情，就在那個時刻激起他取而代之的野心，當他嫉妒前代皇帝為何有這樣的好運道時，內心卻在念念不忘要如何置之於死地。


 七、皇室與異族通婚的狀況和幾個主要案例(733—988 A.D.)

君士坦丁提到歐洲北部各國的王侯，說他們既無信仰也無名聲，都渴望娶皇家的淑女或是將女兒嫁給羅馬的君王，使自己能與愷撒發生血胤關係。年邁的皇帝在教導兒子時，透露出策略和自負的秘密原則，說明如何拒絕這類狂妄無禮要求的充分理由。這位謹慎的皇帝說道：每一種動物憑著天性總是與同類交配，人類因語言、宗教和習俗的相異而區分為不同的部落，注意後裔血統的純潔可以保持公私生活的和諧，只要與外族通婚就會引起血統的混雜，是產生大量糾紛與不和的根源。明智的羅馬人一直保持這種觀點，他們的法律禁止市民與異族通婚。在崇尚自由和德行的時代，一位元老院的議員不屑於將女兒嫁給國王，馬可·安東尼因娶一位埃及妻室而名譽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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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圖斯皇帝受到民眾的抨擊，被迫放棄不忍分離的貝雷尼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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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用神聖的權威批准這一永久的禁令，各國的使臣特別是不信神的民族，都受到嚴正的告誡，異族聯姻為教會和該城的奠基者所譴責和反對。絕不可更改的法條被銘刻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祭壇上，褻瀆神聖的王侯如果膽敢玷污紫袍的威嚴，自絕於羅馬人的政治和宗教社會，就將遭到放逐的懲罰。如果使者們受到拜占庭歷史上任何虛假同胞的指導，他可以為他們舉出3件違犯此令的重大事例：那就是利奧，或者更應說是他的父親君士坦丁四世和科扎爾斯人國王女兒的婚姻；還有羅馬努斯一世的孫女和保加利亞君王的結縭；以及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的兒子，年輕的羅馬努斯與一位擁有法蘭西和意大利血統的美女貝爾莎的親事。

對於討論的主題已經準備了三種答案，可以用來解決面臨的困難和創製所需的法律。

其一，君士坦丁·科普羅尼穆斯的行為和罪惡已廣為人知。這位伊索裡亞的異端分子在玷污純潔的洗禮和對聖像宣戰之前，早已娶得一位蠻族妻室(733 A.D.)。這種褻瀆的聯姻不僅證實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遭到教會人士和後代子孫千載的謾罵。

其二，羅馬努斯一世不能算是合法的皇帝，他是出身平民的篡奪者，根本不知道國家的法律，也無視國家的榮譽。他的兒子克裡斯托弗在這君王的位階中屈居第三，新娘的父親是這對反叛父母的臣民和同謀。保加利亞人是信仰虔誠的基督徒，帝國的安全要依賴這樣一個極其荒謬的同盟，還要支付給他們數以千計俘虜的贖金。但是不要想從君士坦丁的法條中獲得豁免，教士、元老院和人民全都反對羅馬努斯的行為(941 A.D.)，認為他使國家喪失榮譽，無論生前死後都受到譴責。

其三，明智的波菲洛吉尼圖斯想出一番有利的說辭，對於安排自己的兒子和意大利國王雨果的女兒貝爾莎結婚(943 A.D.)進行辯護：神聖的君士坦丁大帝讚許法蘭克人的忠誠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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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來卜先知的本領，預見到法蘭克人在未來會有偉大的建樹。只有這個民族不受禁令的限制。

法蘭西的雨果國王是查理曼大帝的直系後裔，女兒貝爾莎繼承了皇室和國家的特權。但是各種事實和惡毒的傳聞，不知不覺中洩露了法蘭西宮廷的欺騙或錯誤。雨果世襲的產業從法蘭西君主國減縮到阿爾勒一隅之地，在這一方面倒是沒有人否認：在那個混亂的時代，他已經篡奪普羅旺斯的統治權，並且侵略意大利王國。雨果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出任公職的貴族，要是貝爾莎的母系血胤是出自加洛林王朝，那麼每一個世代都被私生子的恥辱或邪惡的罪行玷污。雨果的祖母是名聲大噪的瓦德拉達，是另一位洛泰爾的侍妾而不是妻室，他的通姦、離婚和第二次的婚禮，激起梵蒂岡的雷霆之怒。雨果的母親被稱為「偉大」的貝爾莎，先後成為阿爾勒伯爵和托斯卡納侯爵的妻子，法蘭西和意大利對於她驚世駭俗的勇氣感到極為憤慨，在她60歲高齡時，那些各階層的愛人為了滿足她的野心，甘願成為她忠誠不貳的奴僕。

來自母系的淫亂先例為意大利的國王所倣傚，雨果有3個受到寵愛的侍妾，特別賜予維納斯、朱諾和塞默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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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古典美女的稱呼。維納斯的女兒答應拜占庭宮廷的求親，原來的名字貝爾莎改為優多克西婭，預定嫁給年輕的羅馬努斯，但只是與這位東部帝國未來的繼承人定親而已。雙方都還年齡尚幼，使得這一國外聯姻延後舉行，過了5年，仍為處女的結婚對像死亡，因而解除婚約。羅馬努斯皇帝第二任妻子是平民出身的少女，但是家世是羅馬人，他們的兩個女兒狄奧法諾和安妮都與當時的君主結縭。奧托用陳兵示威和派遣使臣的方式求得雙方的聯姻，年長的公主被許配給奧托大帝的長子(972 A.D.)，作為和平的保證。一個來自偏僻地區的撒克遜人，怎麼有資格獲得法蘭西國家的特權，很可能會啟人疑竇，然而一位英雄憑著名聲和虔誠重建西部帝國，所有的疑慮都會煙消雲散。

狄奧法諾在公公和丈夫過世以後，由於兒子奧托三世年幼，她就統治著羅馬、意大利和日耳曼，拋開對祖國的思念而盡自己應盡的天職，使得拉丁人讚譽她的慷慨德行。她的妹妹安妮舉行婚禮時，所有傳統的成見都已消失無蹤，現實的利益和恐懼，可以取代門當戶對的觀念。北方的異教徒沃洛多米爾是俄羅斯大公爵，渴望能與羅馬皇室的女兒結成連理(988 A.D.)，戰爭的威脅加上他承諾皈依基督教，同時提供強大的援軍來對付國內的叛徒，使他的要求更難以被拒絕。希臘公主為了宗教和國家成為犧牲品，不得不離開父親的宮殿，被判處毫無返國希望的流刑，在玻裡斯提尼斯河岸受到野蠻人的控制，也可能住在北極圈的附近地區。然而安妮的婚姻生活不僅幸福美滿而且瓜瓞綿綿，她孫兒傑羅斯勞斯的女兒，靠著曾祖母的皇室血統嫁給了法蘭西國王亨利一世，使他在歐洲和基督教世界的邊陲找到了妻室。


 八、皇帝的專制權力和加冕典禮的效忠宣誓

在拜占庭皇宮裡，皇帝是禮儀的奴隸，一言一行都要遵守嚴格的形式，這些都是由他制定，也可以說是作繭自縛。他在皇宮成天受到眾人的圍繞，就是到農村去過隔絕紅塵的生活，閒暇時刻也會受到干擾。然而百萬人的生命和財產取決於他那專制無比的意願、堅定不移的心志和極為崇高的地位，皇帝處於這種狀況之下，即使盛大的排場和奢侈的生活也無法對其產生誘惑的力量，除非是能讓勢均力敵的統治者聽從他的指使，才會引起更為強烈的興趣。舉國的立法和行政權力全部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元老院僅僅保有剩餘的權勢，最後還是被「哲學家」利奧全盤否定。倦怠冷漠的奴性習氣使得希臘人的心靈變得麻木，在叛亂四起的狂野叫囂聲中，從來沒有激起建立自由制度的理想，公眾幸福的泉源和尺度完全取決於君主個人的性格。他們受到的桎梏因迷信而更為嚴重，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裡，皇帝擺出莊嚴的姿態接受教長的加冕，在祭壇的下方，臣民無奈地宣誓要絕對服從他的統治和他的家族。

皇帝履行自己的權責，保證要盡可能戒絕嚴刑重典，比如處死和傷殘之刑，並親自批准正統基督教會的信條，承諾要服從七次宗教會議的諭令以及神聖教會的教規。要是提到施政的仁慈和德性，獲得的保證不僅毫無約束力而且極不可靠，皇帝的誓言不是對人民而是對一位不可見的法官，除了犯下異端無可赦免的重罪之外，來自上天的使者通常會教導大眾，統治者有難以取消的權力，犯下輕微的過錯是無足為怪之事。希臘的聖職人員自己就是政府官員的臣民，只要暴君點一下頭，就可以讓一位主教得到任命、調職、罷黜或懲處，甚至是帶來羞辱的死刑。不論他們有多大的財富或影響力，絕不可能像拉丁地區的教士那樣建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君士坦丁堡的教長譴責羅馬的教友貪圖世俗的偉業，其實他的內心極為羨慕。但永無止境的專制政體在實施時，很慶幸能受到自然規律的遏止。帝國的主人根據他的智慧和德行，會將神聖和辛勞的職責局限在合適的路徑上；也能夠根據他的罪惡和愚行，讓權杖從他手裡掉落。有些大臣或寵幸心懷不軌，用難以察知的行為影響皇家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他們著手謀求私利，不惜對公眾進行鎮壓。在極為重要的關鍵時刻，一個身為奴隸的民族所具有的理性或善變，可使絕對專制的君王心懷畏懼之感。經驗已經證明，帝王的權力只要擴大和延展，就會在權力的安全和實質方面有所喪失。


 九、希臘人、薩拉森人和法蘭克人的軍事力量

不論專制君王使用哪些頭銜或是斷言他有哪些權利，唯一的依靠還是武力，用來保護自己對抗國外和國內的敵人。從查理曼大帝時代到十字軍東征，整個世界(我沒有將遙遠的中國算在裡面)為3個主要的帝國或民族所佔有，就是希臘人、薩拉森人和法蘭克人，相互之間經常發生爭執。他們所具有的軍事實力，取決於勇氣、兵法和財富，以及是否服從掌握最高權力的首長，畢竟首長可以運用舉國之力下令發起作戰行動。希臘人在第一個因素勇氣方面遠落後於對手，至於戰爭條件的第二和第三個因素，會優於法蘭克人，而與薩拉森人在伯仲之間。


 (一)希臘人的水師和對地中海的控制

希臘人富有資財，能夠花錢買得窮困民族的服役，維持一支水師，保護漫長的海岸免受敵人的騷擾。君士坦丁堡從貿易獲得互惠的利潤，可以用黃金換來斯拉夫人、突厥人、保加利亞人和俄羅斯人的流血犧牲，憑著他們作戰的英勇才有尼西弗魯斯和齊米塞斯的勝利。要是帶著敵意的民族過於靠近邊界而對帝國產生壓力，就會將他們召集起來對更為遙遠的部落安排協調良好的攻擊，以防衛國家的安全以及實現和平的願望。控制地中海從塔內斯河口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這是君士坦丁的繼承人一貫的主張，通常他們的這一目的可以達成。他們的首都儲備著充足的海上補給品和技術熟練的工匠，希臘和亞細亞的地理位置、綿長的海岸線、深入的海灣以及眾多的島嶼，使得臣民習於航海術的訓練和操作，威尼斯和阿爾馬菲的海外貿易為帝國的艦隊供應所需的海員。

自伯羅奔尼撒戰爭和布匿戰爭的時代以來，造船的技術已經式微。對於君士坦丁堡的造船者而言，如何構建巨大的機具，能夠安排3列、6列和10列的划槳，上下交錯運動，不致產生相互的干擾，這些技術都已失傳，就是現代的工程師也無法瞭解當年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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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帝國的「德洛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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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快速帆船或輕型戰船，只有雙層長槳，每層安裝25排座椅，每個座椅有2名划槳手，分別操作船隻兩邊的木槳。此外還要加上船長或百夫長，他們在作戰時由持甲扈從陪同站在舵樓甲板，2名舵工負責操舵。2名軍官位於船首，1名處理船錨的升降，1名負責指定目標，操作液體火的噴管用來對付敵船。全體船員在這門技藝發展的早期，同時履行水手和士兵的雙重職責，配備防禦和攻擊的武器，像使用在上層甲板的弓和箭，也可以從下層槳架的射口中用長矛刺殺敵人。有時所造的戰船體積較大而且結構更為堅固，這種情況下戰鬥和航行的工作就要加以律定，配置70名士兵和230名水手。但是水師的主要部分還是輕型船隻，體積的大小以易於操控為原則。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馬利亞海岬自古以來白浪滔天，很容易發生海難事件。一支皇家艦隊只要在陸地上將船運過5英里的距離，就可穿越科林斯地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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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於繞過伯羅奔尼撒半島飽受風濤之苦。

從修昔底德時代以來，海戰戰術的原則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一支分遣艦隊的戰船前進接戰時，仍舊擺出新月形的陣式，衝向對面的敵軍，想盡辦法要用尖銳的船首撞角衝擊對手柔弱的船舷。用結實的木材建造拋擲石塊和標槍的弩機；安置在甲板的中央、用吊桿舉起裝著武裝人員的籃筐，能有效地登上敵艦實施肉搏戰鬥。現代的海事手冊臚列各種信號的術語，不僅明確而且詳盡，要是用古代指揮旗的位置和顏色來表示就不夠精準。在漆黑的夜晚，追捕、攻擊、停止、撤退、突圍、列陣的命令，都是通過領導的旗艦用燈光來傳達。陸地的烽火信號在高聳的山嶺之間傳送，8個烽火站的傳遞線可以控制500英里的空間，薩拉森人在塔爾蘇斯的敵對行動，幾個小時之內可以通報到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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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皇帝為了佔領克里特島，軍備整建的工作進行得非常詳盡周密，從而可以估算出他所具有的權勢和實力。一支艦隊有112艘戰船以及75艘潘菲利亞型船隻，建造的地點是在首都、愛琴海的島嶼以及亞細亞、馬其頓和希臘的海港。載運3.4名水手、7340名士兵、700名俄羅斯人，加上5087名馬爾代特人，這些馬爾代特人的祖先是從利巴努斯山區遷移過來的。每個月要支付的費用是3400枚金幣，大約是13.6萬鎊。所有的武器和機具、衣物和亞麻布、麵包和飼料，以及各種補給品和器皿，列出的清單更是數量驚人，使我們對皇帝的想法感到不解，因為如此大費周章去征服一個蕞爾小島實在說不過去，要是用來建立一個興旺的殖民地倒是綽綽有餘。


 (二)希臘人的軍事特性和戰術戰法

希臘火的發明並沒有像火藥那樣對戰爭藝術產生革命性的影響，這種液體的易燃物質救了君士坦丁的城市和帝國，運用在圍城作戰和海上戰鬥會產生可怖的效果。但是希臘火很少會得到改進也不容許有更大的發展，古代的作戰機具像各種弩炮以及攻城錘和撞車，在工事築城的攻防作戰中仍舊發揮很大的功效。決定性的會戰不可能使一列步兵噴出快速和濃密的火焰，敵人使用火攻時，穿著的鎧甲同樣無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鋼鐵仍舊是帶來毀滅和保證安全最常用的工具，10世紀的頭盔、胸甲和盾牌，無論就形式還是實質而論，與用來庇護亞歷山大或阿喀琉斯同伴的東西，並沒有多大的差別。現代希臘人的習性不像古老的軍團士兵，能夠持續忍受沉重的負擔，他們把鎧甲放在伴隨行軍的輕型車輛上，等到敵人接近，才在倉促的狀況下，很勉強地忍受這種可以保護自己的累贅。他們在攻擊時使用的武器有軍刀、戰斧和長矛，但馬其頓長戟的長度只有12英尺或肘尺，比起長矛要短四分之一，使用起來更為方便。西徐亞和阿拉伯的箭矢極為銳利，作戰時使人印象深刻。

歷代的皇帝都歎息射藝的式微，給國家帶來不幸和災禍，不僅勸說還下達命令，鼓勵習武的年輕人，要求他們在40歲以前，孜孜不倦地勤練弓箭。隊或團通常有300名足額的士兵，一般而言縱深最大是16列而最小是4列，利奧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的步兵採取中庸之道成8列。騎兵的衝鋒基於合理的考量編成4排，敵方的戰線即使能夠擋住前排的衝擊，也無法抵抗最後一排馬匹的壓力。要是步兵或騎兵的縱深或隊列成倍增加，這種謹慎的部署方式洩露出一個秘密，那就是部隊的作戰勇氣已經出現問題，可以很明顯看出戰線的人數已經增多，但是其中只有一支精選的隊伍，敢與蠻族的長矛和軍刀進行交鋒。會戰的序列根據地形、目標和敵軍狀況有各種不同的變化，經常運用的部署是採取兩線再配置加上一個預備隊，能夠提供持續不斷的獲勝希望和戰鬥資源，這符合希臘人的性格作風和判斷方式。在戰敗失利的情況之下，第一線從第二線所留的間隔中後退。預備隊分為兩部分，轉向側翼增加勝利的機會，或者是用來掩護撤退的行動。拜占庭統治者對於宿營和行軍、訓練和操演、敕令和典範，都已制定出權威的規則以資遵行，至少在軍事的理論方面都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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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君王的財富和眾多工匠的勤奮，能充分供應鍛鐵爐、織布機和試驗室所需的各種技藝。然而權威著作和各種技藝無法造就最重要的戰爭機器，即士兵本身。雖然君士坦丁七世的《禮儀書》認為皇帝安全班師回朝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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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的《戰術學》卻儘是如何避免可能的敗北和拖延戰事的時日，很少有更高明的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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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希臘人獲得了一些短暫的勝利，卻始終處於自己所認定的悲慘狀況，也難逃鄰國的法眼。一隻冷漠的手和一條好辯的舌是對這個民族最粗鄙的描述。《戰術學》的作者被圍困在他的首都，有些最後出現的蠻族，對薩拉森人或法蘭克人的名字感到畏懼，也能驕傲地展示出金質和銀質的獎章，那是他們勒索君士坦丁堡虛弱的統治者強行獲得的。受到他們的政府和習性所壓制的進取精神，在某些方面應該可以受到宗教影響力的激發，但可惜希臘人的宗教只是訓誡他們要忍受和服從。尼西弗魯斯皇帝想把殉教者的榮譽，授予對抗不信者的聖戰中喪失性命的基督徒，即使恢復羅馬人名號的紀律和光榮，也不過片刻工夫。然而教長、主教和元老院的資深議員全都持反對態度，這種政治性的法案遭到抵制未能通過。他們費盡口舌極力贊同聖巴西爾的教規，任何人從事士兵的血腥行業使信仰受到玷污，都要隔絕與信徒的交往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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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薩拉森人的軍事特性和戰術戰法

我們可以將希臘人的顧慮與最早的穆斯林做一下比較，如果不讓後者上戰場，他們會流出眼淚。對照卑劣自私的迷信行為和高尚自豪的宗教狂熱，只要具有明智的眼光，就會洞悉敵對民族的歷史發展。先知的友伴是充滿熱情和信仰的門徒，至於那些哈里發之後陸續獲得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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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疑問是墮落的後代。然而他們的好戰信條仍舊表現出神聖性，也賦予那些發起戰爭的人。宗教狂熱的火花雖然處於潛伏的狀況，還是至為重要，經由他們的信仰仍舊閃爍在心田深處，有些薩拉森人居住在基督徒的邊界，經常燃起鮮明和積極的火焰。

他們的正規軍是由勇敢的奴隸組成，這些人受到教導要保護他們的君王，伴隨著主上的旗幟向前邁進。但等到號角聲響起，宣示一場對抗不信者的聖戰正式拉開序幕，敘利亞、西利西亞、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民眾全都驚醒。有錢人稟持的抱負是為真主的大業犧牲性命或是獲得勝利，窮人為搶劫的希望所誘惑，老人、殘疾者和婦女也善盡自己的責任，派遣他們的代理人進入戰場，裝備所需的武器和馬匹。這些進攻或防守的武器就強度和性能而言，與羅馬人使用的裝備不相上下，只是穆斯林信徒們在騎術和箭術方面更為高明。他們的腰帶、韁轡和刀劍都用大塊白銀來裝飾，展示出一個興旺民族富麗堂皇的氣象。除了來自南部的一些黑人弓箭手以外，對於他們祖先赤裸身體的英勇形象，阿拉伯人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他們不使用車輛來運輸，而是伴隨著長長行列的駱駝、騾子和毛驢，為數眾多的牲口都裝飾著旗幟和幡帶，使整個隊伍從外表看來更為雄偉而且聲勢驚人。東方的駱駝有笨拙的外貌和惡臭的氣味，敵人的馬匹遇到就會產生騷動。他們忍耐口渴和炎熱的本領真是無可匹敵，但積極的精神一旦遇到冬季的寒冷就動彈不得。他們知道自己有愛好睡眠的習性，堅持要求完成周詳的準備以防止敵人的夜襲。兩條戰線分別配置長方形的方陣形成戰鬥序列，每條戰線都非常堅實而且形成縱深，第一線是弓箭手，而第二線是騎兵。他們在海上或陸地的接戰中，發揮最大的耐性來抵抗狂暴的攻擊，一直要等到敵人在受到壓制的狀況下疲乏不堪，否則很少主動前進發起衝鋒。但若他們一旦被擊敗或是戰線遭到突破，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整頓部隊再行戰鬥，對於迷信的成見使得他們更為驚慌，那就是他們認為真主已宣稱自己站在敵人那邊。

哈里發的衰亡可以證明這種令人畏懼的論點，在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之中，存在一些晦澀難解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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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提出宣告說他們要交替遭受敗北的命運。團結的阿拉伯帝國已經解體，但獨立的王朝或區域仍相當於人口眾多和勢力強大的王國。就拿阿勒頗或突尼斯的埃米爾來說，他們的水師和軍隊的實力，憑著技能、勤奮和財富都不容小覷。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在與薩拉森人處理有關和戰的大計時，經常會產生很深的感觸，這些蠻族就紀律和訓練而論，完全沒有未開化的痕跡。雖然他們缺乏創造的才能，但依然擁有求知和模仿的銳氣。原型當然要比複製品更為完美，他們的船隻、器械和築城的結構都不是很高明。他們也毫不羞愧地承認，真主將舌頭給予阿拉伯人，將精巧的雙手賜予中國人，而希臘人則得到了善於思考的頭腦。


 (四)法蘭克人和拉丁人的軍事特性和戰術戰法

幾個日耳曼人的部落位於萊茵河與威悉河之間，勝利的影響力遍及高盧、日耳曼和意大利絕大部分地區。通用的稱呼是法蘭克人，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用來指稱拉丁教會的基督徒，也泛指西方的民族，後來將他們的知識傳播到大西洋的兩岸。這個巨大的政治體曾受到查理曼的鼓舞，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聯合起來，但是他的家族陷入分裂和墮落中，否則可以與拜占庭的愷撒爭勝。那些可以用來為基督徒的屈辱復仇的皇家權力，很快就走向崩潰。當年的那些施政措施，像國家歲入的運用、貿易和生產的成果支持軍事行動、行省和軍隊的和衷共濟，以及從易北河口到台伯河一線規律配置的海上分遣艦隊，全部都如過眼雲煙，使得敵人不再畏懼而臣民不再信任。

查理曼的家族在10世紀初葉幾乎已經銷聲匿跡，他的王國分裂成很多獨立和敵對的城邦，帝王的頭銜被野心最大的首領僭用，國王的下屬全都傚法他們叛亂的行為。整個社會一片混亂，陷入無政府狀態，每個行省的貴族拒絕服從君主並壓迫臣屬，對於同儕和鄰邦進行永不休止的鬥爭。這種私人之間的戰爭摧毀了政府的架構，也煽動起民眾的尚武精神。在現代的歐洲政治體系中，具有優勢武力的只有5或6位強大的統治者，至少事實如此，作戰行動被控制在遙遠的邊界，且聽從幾位人士的命令，他們盡畢生之力從事戰爭藝術的研究和實行。這個國家和社區的其餘人員，在戰爭之中還能享受和平的安寧，唯一感覺到的變化是國家稅賦的增加或減少。

在10世紀和11世紀的混亂局勢下，每個農夫都是士兵，每個村莊都是堡壘，每處森林或山谷都是謀殺和搶劫的地點，每個城堡的領主都被迫扮演君主和武士的角色。家族的安全、對領土的維護以及受到傷害後的報復，全部取決於自己的勇氣和策略，就像規模更大的征服者，一心想要採取攻擊行動，寧願放棄守勢作戰所具有的利益。親冒戰陣的危險和不得不下的決定，更能強化心靈和肉體的力量，也正是這種精神的感召使他們拒絕拋棄盟友和饒恕敵人，不願在官員的保護和照顧之下安然憩睡，並驕傲否定法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在封建流行和社會混亂的時代，農耕和技藝所使用的工具轉變成殺人的武器。民間和教區那些愛好和平的行業，不是全面受到禁止就是性質遭到敗壞。主教也把他的法冠換成頭盔，與其說是職責使然，不如說是時代的迫切要求。
[121]



法蘭克人帶著自負的神情，深知自己喜愛自由和武力。希臘人提到時，難免會感到驚異和畏懼。君士坦丁皇帝說道：

法蘭克人的膽識和英勇已到達孟浪和魯莽的程度，大無畏的精神表現在藐視危險和死亡上。在進入戰場和接近戰鬥時，他們趕向戰場的第一線，奮不顧身地正面衝向敵人，根本不考慮雙方的兵力數量。他們靠著血親和友情所結成的陣列極為堅固，為了救援至愛的戰友激起拚死苦戰的行動，要是報仇雪恨更不在話下。在他們的眼裡，撤退就是極其可恥的敗逃，敗逃是永難洗刷的羞辱。
[122]



上天賦予一個民族如此崇高和無畏的精神，要不是這些優點被許多重大的缺失所抵消，一定可以保證獲得戰無不克的勝利。法蘭克人建立的海權已經沒落，只得讓希臘人和薩拉森人擁有海洋，讓他們達成騷擾和供應無缺的目標。在騎士制度還未興起的時代，法蘭克人在騎兵部隊服役不僅動作生疏而且缺乏技巧，在面臨危險的緊急情況，他們的武士明瞭自己在這方面的訓練不足，寧願選擇下馬步戰。法蘭克人對長矛和投射武器的運用不夠純熟，就他們慣用的武器而言，無論是刀劍的長度、鎧甲的重量還是盾牌的面積，對他們都是負擔和累贅。瘦弱的希臘人諷刺他們，稱他們喝酒毫無節制。法蘭克人有獨立不受羈縻的氣質，要是首領的土地已經超過了契約和服務所訂的期限而他還想繼續保有，他們就會拋棄首領的旗幟。無論在任何方面，對於勇氣不足而講究計謀的敵人，法蘭克人都會用坦率的心胸，不在乎對方所設計的圈套。他們也接受賄賂，因為只要是蠻族都會被收買。他們在夜間也會被奇襲，在於他們忽略採取預防措施，使得雙方的營地過於接近，或是沒有設置警戒的步哨。夏季戰役帶來的勞累會耗盡他們的精力和耐性，要是不能供應豐富的酒類和食物滿足他們暴飲貪吃的慾望，就會陷入絕望的境地。

法蘭克人的一般性格表現出民族和地域的不同變化，我把它歸於歷史的偶發事件而非氣候和水土的影響，但是這些狀況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來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奧托大帝的一位使臣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裡宣稱：撒克遜人的爭執用劍勝於用筆，他們寧可選擇無可避免的死亡，也不情願毫無尊嚴可言地轉過身來背對敵人。這就是法蘭西貴族的光榮，在他們那簡陋的住所裡，戰爭和掠奪是唯一的樂趣，也是一生之中僅有的職業。他們喜歡用裝模作樣的態度，去嘲笑意大利人的宮殿、盛宴和文雅的生活方式。就希臘人的看法，古代的倫巴第人崇尚自由和武德，竟然會產生意大利人這些墮落的後代。


 十、拉丁語文的式微和黑暗時代的來臨

根據卡拉卡拉眾所周知的詔書，從不列顛到埃及，臣民都有權享有羅馬人的姓氏和權利，在共和國的每個行省之內，這些民族的統治者都能暫時或永久定居。東部和西部在分裂時期還是小心翼翼保持理想的聯合狀態，阿爾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的繼承人在頭銜、法律和制度方面，自稱為職位對等而不可分離的共治者，是邊界相同的羅馬世界和羅馬城的共管君王。等到西部帝國敗亡以後，只剩下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還表現出君王的威嚴，經過60年的分離，查士丁尼運用征服者的權利，首次重新獲得古羅馬的統治權，使用羅馬皇帝這一極為莊嚴的頭銜。
[123]

 他的一位繼承人君士坦斯二世出於虛榮或不滿的動機，拋棄位於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皇城，恢復台伯河畔古老首都的榮譽。這種極其狂妄的圖謀(心懷惡意的拜占庭如此宣稱)，好像是拒絕如花似玉的美貌處女，情願娶一個風燭殘年的梟面老嫗，而且要費盡工夫去給她裝點打扮。然而倫巴第人用刀劍反對他在意大利定居。他並非作為一個征服者，而是作為一個逃亡客進入了羅馬，僅僅停留了12天，在大事搜刮之後便告別了這個世界古都。

意大利最後的反叛和分離是在查士丁尼征服的兩個世紀後完成的，拉丁語文逐漸被人遺忘也是從他的統治開始的。這位立法者對拉丁文大加讚許，認為它的風格符合羅馬政府的正當性和普遍性，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宮和元老院以及東部的軍營和法庭的神聖用語，用來撰寫他的制度、法典和民法彙編。但是對於這種外來的方言，亞洲行省的人民和士兵全都不懂，大部分法令詮釋者和國家的大臣也是一知半解。經過很短一段時間的矛盾和衝突之後，自然和習慣勝過全憑人力形成的過時制度，查士丁尼為了利於臣民的閱讀，在頒布新法時使用兩種文字，那些卷冊浩瀚的法學書籍都陸續譯成希臘文，原文逐漸被人忘懷，大家只學習譯本。希臘文本來就具有各種優點，理應受到重視，拜占庭君主國終於獲得法律和民眾的認同。後來的國君更因為出生地和居住地的關係，對於羅馬語文非常生疏。阿拉伯人認為提比略二世是首位希臘籍愷撒，是一個新王朝和帝國的創始者，意大利人對莫裡斯皇帝抱持同樣的看法。事實上不為人知的改革是在赫拉克利烏斯逝世前完成的，殘留的拉丁文只是暗中保存在法律的條款和宮廷的聲明之中。等到查理曼和奧托恢復西部帝國以後，法蘭克人和拉丁人的稱號獲得同等的含義和範圍。這些傲慢的蠻族聲稱，他們對羅馬的語言和統治應享有優先權，看來也不是沒有道理。他們抱著鄙視的態度，看待東部人士棄絕羅馬的服裝和語法，稱他們是希臘的僑民。君王和人民很憤怒地拒絕接受這種輕蔑的稱呼。不管隨著時代的推移發生何種變遷，他們仍堅稱，從奧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始終保持著正統而連續的繼承過程，衰落和敗亡到谷底的時期，羅馬人的稱呼仍舊被君士坦丁堡最後的殘餘部分使用。

東部政府用拉丁文處理政務時，文學和哲學仍舊使用希臘文，語文素養造詣極深的大師，不會對羅馬的門徒產生羨慕之心，那些人拿著借來的學術只會一味模仿它的風格。等到異教全部煙消雲散、敘利亞和埃及淪亡喪失、亞歷山大裡亞和雅典的學院消滅殆盡以後，希臘人的學術研究在不知不覺中退到普通的修道院裡，特別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家學院，後來在伊索裡亞的利奧當政時被焚燬。那是一個喜愛名過其實的時代，學院的院長被稱為「科學的太陽」，他有12個同事負責不同的學科和技藝，被冠上黃道十二宮的尊號；有3.65萬卷圖書供他們運用和研究，展現出的荷馬著作的古老抄本，一卷羊皮紙有120英尺長，據傳說這張羊皮紙是用一條奇異大蛇的腸子製成。
[124]

 但公元7世紀和8世紀是混亂而又黑暗的時期，圖書館被燒成一堆瓦礫，學院全部關門大吉，「聖像破壞者」是古代文明的大敵，赫拉克利烏斯和伊索裡亞兩個王朝的君王，都是以野蠻無知和仇視學術而遭到後世痛罵。


 十一、希臘的知識和學術在東部帝國的復興

我們從9世紀開始隱約見到科學復興的曙光。
[125]

 阿拉伯人的宗教狂熱消失以後，哈里發渴望征服帝國的藝術而不是行省，對於知識的渴求，重新燃起了與希臘人一爭高下的意願，要把古老圖書館的灰塵擦拭乾淨，接受教導要瞭解和獎勵哲學家，對於這些哲學家迄今為止付出的辛勤努力，只有學習的樂趣和真理的追求是他們唯一的報酬。米凱爾三世的叔父巴爾達斯愷撒是文學的保護者，靠著這份功勞讓後人記得他的事跡，原諒他那非分之想的野心。他的侄子雖然放縱於罪孽和愚行，但仍在巨大財富中撥用極少一部分，在馬格奧拉皇宮開辦一所學院，由於巴爾達斯的親自參與，鼓勵師長和學生在求知方面的激烈競爭。哲學家利奧是帖撒洛尼卡的大主教，他的學識凌駕於眾人之上，尤其是天文學和數學的造詣，使得東部的外國人士都大為景仰，像這樣一門奇妙的學問獲得眾人的輕信，更是誇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用恭敬的態度表示，一切常人所無法理解的知識，必然來自靈感和法術的作用和效果。

名聲顯赫的佛提烏
[126]

 在這位愷撒朋友的請求之下，放棄在世俗一心研究學問的自由生活，榮登教長的寶座，卻先後被東部和西部的宗教會議開除教籍罷黜聖職。但甚至仇恨他的教士都承認，這位深思熟慮、手不釋卷、口若懸河的通才學者，精通除詩歌以外所有的技藝或科學。就在佛提烏擔任Protospathaire或衛隊隊長這個職位時，奉派成為使臣前往巴格達晉見哈里發。
[127]

 像這樣的流放甚或監禁為時甚為冗長，即使在準備不夠充分的狀況之下，也足以讓他撰寫《文庫》一書作為消遣。這是學識淵博而見解精闢的偉大著作，他用不拘一格的文體評論了280位文學家、歷史學家、辯論家、哲學家和神學家，簡要摘錄他們的敘述和理論，讚譽推崇他們的風格和特質，甚至用審慎的自由作風批判教會的神父，破除那個時代的迷信思想。

巴西爾皇帝為自己缺乏足夠的教育而感到遺憾，就把自己的兒子和繼承人「哲學家」利奧托付給佛提烏照顧，因而這位皇帝登基以後的時期出，以及他的兒子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統治期間，成為拜占庭文學最為興盛的時代。這兩位皇帝極為慷慨，搜尋古代的文獻存放在皇家圖書館，聘請學者專家動筆節錄或刪改，以滿足公眾的求知慾，使文獻不致過分冗長而令人厭煩。除了《巴西利克》這部法典以外，有關農業和戰爭的技藝這些能用來養活或毀滅人類的書籍，皇帝同樣不辭辛勞使其能易於流傳。希臘和羅馬的歷史被歸納在53個項目或標題之下，其中只有兩個(《使臣的派遣》以及《敗德的行為》)逃脫時間的自然侵蝕，還能流傳下來。不論是哪一個階層的讀者都能從中窺視過往世界的現象，從每一頁史書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讚譽過往那些美好的時代，並以之為師。

我並不打算在這裡詳述拜占庭希臘人的作品，他們對古人有深入的研究，就某種程度而言值得現代人的感激和讚許。當今的學者仍然受益不淺的書籍，像斯托比烏斯的《哲學摘要》，蘇伊達斯的《文法和歷史辭典》，策策斯的《千年記事》用1.2萬行詩敘述600個事跡，還有帖撒洛尼卡大主教優斯塔修斯的《荷馬評注》，他的豐饒之書涵括400位作家的姓名和著作。從這些原作以及眾多學者和評論家的文章中，我們可以大致估計出12世紀圖書館的規模。荷馬、德謨斯提尼、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天才使君士坦丁堡能夠光彩奪目。我們對當前的財富無論是盡力享用還是略而不顧，提到那些世代仍舊羨慕不已，他們能夠精讀狄奧蓬普斯的歷史、希佩裡德斯的演說集、米南德的喜劇
[128]

 、阿爾凱奧斯和薩福的頌歌。
[129]

 經常有人不辭辛勞加以註解，證明希臘的古典作品不僅永垂不朽而且深得人心。那個時代的知識水平從兩位博學的婦女可見一斑，優多西婭皇后和安娜·科穆寧娜公主是皇室人物，經過勤學苦讀，精通修辭和哲學的高深修養。
[130]

 都城的平民土語粗俗而野蠻，教會和皇宮的談吐或至少在文字上表達出文雅和精確的腔調，有時更會盡力模仿雅典文化的純正風格。


 十二、希臘文化衰退的原因在於缺乏必要的競爭

我們的現代教育為了掌握兩種過時語文的要求，可能消耗青年學子的時間，雖然有其必要但是過程極為艱辛，就會損傷他們的學習熱誠。西部祖先的野蠻方言無法達到和諧與文雅的境界，使得詩人和演說家長期以來受到局限，他們的才華沒有明確的概念或兼容的例證，天生受制於粗糙的判斷和想像。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把平民土語中不夠精純的雜質清除以後，很快獲得自由運用古代語文的能力，這是人類技藝最可喜的組合。他們對那些曾娛樂或教導最早民族的崇高的大師建立起熟悉的理解。然而這些優勢對墮落的民族而言，只會增加他們的譴責和羞辱。他們用毫無生氣的雙手緊抓住祖先遺留的財富，完全沒有繼承積極進取的精神，無法用來創造或增進這筆神聖的遺產。他們雖也從事閱讀、讚美和編纂，但是怠惰的靈魂沒有思考和行動的能力。

在10個世紀的變革之中，他們沒有找到一項發明可以用來提高人類的尊嚴或是增進人類的福利，也沒有在古代的思辨體系中增加新的觀念。一代接一代培養充滿耐性的門徒，使之輪番成為奴性世代那些思想僵化毫無創意的腐儒。沒有一篇歷史、哲學或文學的作品能出於特定的風格或情趣、原創的想像甚或高明的模仿所表現的美感，因而逃脫被人遺忘的命運。談到散文方面，拜占庭最不會引起厭惡之感的作家有開門見山而且毫不做作的簡樸風格，可以免於嚴苛的批評，但是提到演說家口若懸河的自我吹噓，與激勵他們傚法的模式相去真是不能以道里計。他們的寫作選擇畸形和作廢的字眼，運用僵硬而繁複的語句，造成錯亂而矛盾的意念，玩弄童稚而低級的手法，展現虛假而修飾的花樣，拚命抬高自己的身份，使得讀者大為驚訝，在曖昧和誇張的煙霧中只包含極其瑣碎的涵義，使得每一頁的文字對我們的品位和理性而言，都會造成反感和傷害。他們的散文充斥著韻文極受厭惡的裝腔作勢，韻文卻沉溺於散文極其卑下的平淡無味。那幾位掌管著悲劇、史詩和抒情詩的繆斯始終沉默毫無聲譽，君士坦丁堡的吟遊詩人頂多不過寫幾句謎語和諷刺詩，再不然就是抄襲頌辭和講講故事而已，甚至連音韻的規律都已遺忘，荷馬的旋律仍在耳邊響起，在他們稱為政治體裁或城市歌謠的詩文中，不僅整個架構軟弱無力，就連韻腳和音步都混淆不清。
[131]



希臘人的心靈始終為卑鄙和邪惡的迷信所束縛，迷信把統治權延伸到塵世各個學科的範疇之內。他們對事物的理解能力為形而上的爭論所迷惑，相信幻覺和奇跡使他們喪失所有合理證據的原則。他們對藝術欣賞的品味為僧侶的布道說教所敗壞，那是高呼口號和聖書極其荒謬的大合奏。甚至這些受到輕視的學者因為濫用才華不再為眾人所欽佩，希臘教會的領導人只要讚美和抄襲古代的神諭，就會使謙卑的心靈感到滿足。無論學院還是講壇，從未產生能與阿塔納修斯和克利索斯托一爭高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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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國家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競爭，在所有追求積極和沉思的生活之中，是人類奮發圖強和自我改進最大的動力來源。古代希臘的城市正好置身在聯合與獨立的交集點上，現在歐洲的國家也一再出現這種情況，雖然範圍更大但是形式比較鬆散。語言、宗教和習俗統一，使得相互之間成為彼此具有優點和長處的觀眾和裁判，獨立的政府和利益可以保證他們各行其是的自由，同時激勵他們在光榮的生涯中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羅馬人的處境並不是很順利，然而在共和國的初期就已確定民族的風格，在拉丁姆和意大利的城邦之中也激起類似的競賽，渴望在藝術和科學這兩方面能趕上或超越他們的希臘導師。

愷撒的帝國毫無疑問會阻礙人類思想的發展和進步，遼闊的疆域可能使內部的競爭有活動的餘地，但是等到狀況逐漸惡化，領土一開始只剩下東部，最後縮減到只及於希臘和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臣民在墮落之餘不僅可憐而且萎靡，這是長期處於孤獨和隔離之境的必然結果。他們受到北方蠻族的壓迫，這些不知名的部落幾乎無法稱之為「人」。而更為開化的阿拉伯人的語言和宗教則是所有社會交往難以逾越的障礙。

歐洲的征服者對臣民而言同是信仰基督教的弟兄，只是那些法蘭克人或拉丁人的語言不為人所知曉，行為又極度粗野，無論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都很少與赫拉克利烏斯的繼承人發生聯繫。希臘人獨立於宇宙之間，自滿的傲慢心態不因外族的優勢而有所收斂，沒有競爭者可以對他們進行鞭策，沒有評判員可以裁定勝利的歸屬，因而他們在比賽之中顯得毫無生氣，也是不足為奇的事。歐洲和亞洲的民族在前往聖地的遠征中混雜在一起，只是在科穆寧王朝的統治之下，拜占庭帝國重新燃起知識和軍事方面極其微弱的戰火。


 第五十四章 保羅教派的起源和教義 希臘諸帝迫害，引起亞美尼亞等地之反抗 在色雷斯生根成長 向帝國以西傳播 對宗教改革發生極大的影響(650—1200 A.D.)


 一、保羅教派的起源和教義以及與祆教和摩尼教的關係(650 A.D.)

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各種不同的民族特性。敘利亞和埃及的土著為怠惰和冥想的奉獻放棄他們的生命，羅馬人始終渴望統治世界，熱情而又饒舌的希臘人為形而上的神學爭論浪費他們的才智。「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無法理解的神秘，不能教人從中獲得安靜的順從，反而激起猛烈和玄妙的爭論，付出仁慈和理性的代價來擴展信仰的範圍。從尼斯會議到公元7世紀末葉，宗教戰爭打破了教會的和平與統一，歷史學家經常被迫去瞭解教會史最忙碌時代的宗教會議、研究教會信條、列舉分裂教派，因為這些對於帝國的衰亡產生深遠的影響。從公元8世紀初期到拜占庭帝國最後階段，很少聽到辯駁的聲音，民眾的好奇心消耗殆盡，宗教狂熱困頓不堪。6次宗教會議下達的詔令，確定了教會的信條。爭論的精神無論是多麼無益和有害，還是需要運用和訓練心智的才能。五體投地的希臘人滿足於齋戒、祈禱和篤信，盲目服從教長和他的教士。在迷信的漫長夢境之中，聖母和聖徒以及他們的顯靈、奇跡、遺物和圖像，都受到僧侶的宣揚和人民的禮拜。人民絲毫沒有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可以擴展到文明社會最高的階層。在非常不得當的時機，伊索裡亞王朝有幾位皇帝想要喚醒臣民，即使運用粗魯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受到他們的影響，尊重理性可以獲得一些改信者，但更多的教友在利益和恐懼之間舉棋不定。

東方世界擁抱或悲悼這些可見的神明，圖像的恢復被當成正統教會的盛宴來慶祝。在這種消極被動和一致贊同的狀況下，人們將教會的統治者從迫害中拯救出來，或是剝奪他們迫害的樂趣。異教徒都已不見蹤影；猶太人噤口不語而且默默無聞；之所以與拉丁人發生口角，在於用罕見而遙遠的戰爭狀態對付民族敵人；埃及和敘利亞的教派在阿拉伯哈里發的庇護之下享有信仰自由。大約在公元7世紀的中期，摩尼教的一個支派被宗教的暴政選為犧牲品：他們終於無法忍耐而激起抗爭和叛亂，受到放逐後，將教會改革的種子散播整個西方。探索保羅教派的教義和傳聞，可以證實這些極為重大的事件。由於他們不可能為自己辯護，我們很坦誠地進行批判，可以弘揚他們所要表達的善意，不像對手始終抱著懷疑的心理，將他們視為十惡不赦的異端。

諾斯替教派為早期的教會帶來很大的困擾，後來還是被教會的壯大和權威壓得無法翻身。他們在財富、學識和信徒數量方面，不僅無法超越正統教派，也難以與之一爭高下，毫無名氣的殘餘徒眾被趕出東部和西部的都城，沿著幼發拉底河的邊界被困在村莊和山區。公元5世紀時還可以查出一些馬西昂派的遺跡
[133]

 ，然而人數眾多的教派最後還是消失在摩尼教可憎的稱呼之中，這些異端分子竟敢調和瑣羅亞斯德和基督的教義，這兩種宗教對其產生同樣且難以平息的仇恨並加以迫害。在赫拉克利烏斯的孫兒統治之下，薩摩薩塔附近出現一位改革者，保羅教派信徒說他是被選來擔任傳播真理的使者。薩莫薩塔之所以聞名遐邇，不在於敘利亞王國的名號，而在於是琉善的出生地。

君士坦丁在馬納納裡斯很簡陋的居所款待一位輔祭，這位希臘人或許是諾斯替教派的教士，被囚禁在敘利亞，新近返回國門。來客致贈的貴重禮物就是一本拉丁文的《新約》，過去這位教士為了謹慎起見一直隱藏不讓別人知曉。這些書卷成為君士坦丁研究的準繩和信仰的規範。正統基督徒承認他使用的原文不僅正確而且真實無虛，卻對他的解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自己對聖保羅的著作和文字特別摯愛，他們的敵人從一些不知情的家庭教師中發覺了這些狀況，因此將他們稱為保羅教派。但是我相信他們與非猶太人的使徒關係密切，而且他們也以此為榮。

君士坦丁和同工把聖保羅的門徒提圖斯、提摩太、西拉和提基古視為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在亞美尼亞和卡帕多細亞傳道時，就將使徒教堂的名稱用於宗教的集會，這種天真坦誠的隱喻是對最早時期的倣傚和懷念。從福音書以及保羅的信函中，他的追隨者調查了原始基督教的信條，無論是否獲得成果，新教讀者一定會欣賞這種探索真理的精神。但要是保羅教派使用的經文確實純真，那就不可能完美。他們的創始者拒絕接受彼得前、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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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過割禮的使徒所引起的爭論，是他樂於遵守律法而難以獲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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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是摩西和先知的書卷，正統教會用「教令」賦予神聖的性質，諾斯替教派的弟兄普遍加以藐視，在這方面獲得保羅教派的贊同。至於那些亞洲教派用汗牛充棟的卷冊，記載了很多顯靈的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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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東方的希伯來教長和智者那些難以置信的作品，偽造的福音書、信函和裁決事項充斥於早期正統教會的法典，摩尼教的神學和各式各樣異端邪說的書刊，最後是瓦倫廷的豐富幻想所創造的30個世代。可以看出君士坦丁是新一代的西拉，用英勇的氣概和無可置疑的理由，對以上這些錯誤加以嚴辭駁斥。保羅教派用真誠的態度譴責摩尼教的名聲和信念，他們抱怨，聖保羅和基督純樸的信徒被打上這個可憎稱呼的記號，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教會這根極其堅固的鏈條，有些環節被保羅教派的改革者破壞。因為破壞者的領袖數量減少，他們的自由也隨之擴大，這些領袖的言論基於褻瀆的理由，對於宗教的神秘和奇跡只有躬身聽命。正統教會的禮拜儀式建立之前，諾斯替教派早已經與之分離，並反對逐漸革新的戒律和教義，出於習慣和嫌惡的態度對其產生強烈的防範心理，就是聖保羅和福音書的作者都保持沉默。神奇的迷信行為所改變的物體，以真實無虛和不加修飾的外貌，出現在保羅教派的眼前。只有藝術家的技巧可以決定油畫和版畫的優點或價值，要是一幅畫像不是出於人手，就世間的畫家來說也不過是很普通的作品。不可思議的聖徒遺骸也不過是一堆失去生命機能的骨頭和灰燼，與原本要敘述的人物已經沒有任何關係。確為實物和栩栩如生的十字架只是一片空話或腐朽的木頭，基督的肉身和寶血是一塊麵包或一杯葡萄酒，也不過是自然的禮物和感恩的象徵。上帝之母從天國的榮耀和無瑕的童貞中跌落；聖徒和天使不再被懇求去執行勞苦的職責，不必在天國進行斡旋，以及在人間完成功業。保羅教派在聖事的運作，至少是在理論方面，傾向於廢除禮拜儀式所有可見的物品和裝飾，而在他們看來，福音書卻教導虔誠信徒進行洗禮和聖餐。

他們解釋《聖經》時特別留下可供斟酌的餘地，由於經文常會拘泥於字句的精義，所以可以躲到比喻和寓言極其錯綜複雜的迷宮。他們竭盡全力來解除《舊約》和《新約》之間的關係，甚至將後者崇敬為上帝的神諭，厭惡前者視為人類或惡魔出於想像和荒謬的虛構之物。要是在福音書上發現「三位一體」這個正統教義的奧秘，也不會讓我們大吃一驚，然而他們並沒有承認基督的人性和受苦，反倒是沉溺在想像之中：來自天國的肉體會經過一位處女，就像水從水管中流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不過是一個幻象，使猶太人的惡意落空而且無能為力。這樣一個簡單而屬靈的信條，並不適合時代的精神和特性。理性的基督徒可能滿足於耶穌和他的使徒帶來的輕微的約束和容易承受的負荷。保羅教派竟敢破壞上帝的和諧與統一，大家覺得受到冒犯，須知「天人合一」是自然宗教和天啟宗教開宗明義的要目。他們不但相信而且依靠基督的聖父、人類的上帝和一切不可見世界的主宰。但他們也同樣相信不朽的永生，這種固執和反叛的物質也是積極存在第二原理的起源，據以創造出可見的世界，履行塵世的統治直到死亡和原罪的最終結局。精神和肉體的邪惡所呈現的外表，在東方古老的哲學和宗教創立兩個原則，從而產生的教義灌輸到諾斯替教派不同的群體。在阿里曼的本能和天性之中可能產生1000個幽靈，從一個敵對的神祇到隸屬的惡魔，從熱情和脆弱到純粹而完美的惡意。然而，儘管我們多方努力，阿胡拉還是把「善」和「權」分置在一條線相對的兩端，只要這邊前進一步，另一邊就會隨之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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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希臘皇帝的迫害行動和保羅教派在亞美尼亞的反叛(845—880 A.D.)

靠著君士坦丁-西拉像使徒一樣努力傳教，他的門徒很快成倍增加，等於是對他在宗教方面野心的補償。諾斯替教派的殘餘分子，特別是亞美尼亞的摩尼教徒，全都聯合起來參與他的陣營；很多正統基督徒為他的論點所引誘而改變信仰；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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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卡帕多細亞地區長久以來受到瑣羅亞斯德的宗教感召，他的傳教在這裡大獲成功。保羅教派的導師最讓人稱道之處，在於他們從《聖經》取得的名字，在於「同工」這個非常謙虛的稱呼，在於樸素嚴肅的生活、宗教的熱忱或知識，以及相信神聖的心靈可以獲得上天的恩賜。他們不但沒有能力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正統教會高級神職人員的財富和地位，反而強烈指責這些反基督教的傲慢心態。甚至就是設立長者或長老的等級，也認為是模仿猶太會堂的制度，成為罪無可逭的證據。這個新教派的組織並不嚴密，散佈在小亞細亞的行省，到幼發拉底河以西為止。6個主要的會眾用來表示聖保羅發表書信的教會，創始人把居所選定在科隆尼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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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貝洛納的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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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格列高利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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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都是極為知名的地點。西拉經過27年的傳教工作，從阿拉伯人宗教寬容的統治下退隱，成為羅馬人宗教迫害的犧牲品。

虔誠的皇帝制定法律時，對於不太可憎的異端分子很少傷害到他的性命，但是涉及孟他努派或摩尼教，無論是他們的信條、書冊還是信徒，不僅嚴格禁止而且懲處絕不留情：所有的書冊全部焚燬，任何人要是敢秘密保存這些作品、宣揚這方面的觀點，都會面臨極為羞辱的死亡。一位希臘官員被授予法律和軍事的權力，要在科隆尼亞責打牧羊人，盡可能救出迷途的羊群。西美昂的殘忍真是無法形容，他把不幸的西拉放在一列門徒前面，要他們殺死在心靈上領導他們的父親，代價是可以獲得赦免並且證明已經悔改。他們放棄這個邪惡的任務，把手裡的石塊丟在地上。在這麼多人當中，只發現了一個劊子手，正統教徒稱他為當代的大衛，只有他很勇敢地打倒異端的巨人。這名背教者朱斯圖斯只不過是再度欺騙和背叛毫不起疑的教友。但後來西美昂改變信仰的行徑與聖保羅當年的行為完全一致，他就像使徒一樣，全盤接受原先全力迫害的教義，拋棄地位和財產，在保羅教派中獲得傳教士和殉教者的名聲。事實上保羅教派的信徒沒有殉教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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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150年的災難時期，他們的耐性使他們能夠忍受任何宗教狂熱所帶來的痛苦，君王的權力不足以根除信仰的盲從和理智，信徒不僅能艱苦卓絕地生存下來還能茁壯成長。從首批受害者的鮮血和骨灰之中，後繼的導師和會眾不斷出現。在外來的敵對行為之下，他們還能找出片刻的閒暇進行內部爭辯。他們宣講教義，他們爭辯信條，他們受罪吃苦。就拿塞爾吉烏斯來打比方，他經歷33年的朝聖以後，明顯的美德才被正統教會的歷史學家勉強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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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二世因宗教而激起天生的殘酷性格，想用一場大火來毀滅保羅教派的名稱和聲譽，當然這是毫無希望的事。保羅教派保持創始時期的簡樸，憎恨流行的迷信行為，「聖像破壞者」君王可以對某些錯誤的教義安之若素，但是他們自己也受到僧侶的誹謗，僅有的選擇是成為消滅摩尼教徒的暴君，免得受到指控，成為異端邪說的幫兇。諸如此類的譴責也使尼西弗魯斯的仁慈受到玷污，雖然不贊同嚴苛的刑事成文法，他的性格還是不會堅持榮譽的行為和慷慨的動機。軟弱的米凱爾一世和苛刻的亞美尼亞人利奧，這兩個人在宗教迫害方面名列前茅，但是獎項毫無疑問要判給血腥奉獻的狄奧多拉，她恢復了東方教會的圖像崇拜，派遣宗教法庭審判官調查小亞細亞的城市和山區。那些向女皇奉承諂媚的人很肯定地提到，在很短的統治期間，他們用刀劍、絞架或火焰消滅了10萬名保羅教派的信徒。她的罪孽或功勳可能超過了真實的狀況，但如果這項記錄真的可靠的話，那麼必定有很多人被假定成「聖像破壞者」，他們被安上更可憎的名字來加以懲罰；還有一些人被逐出教會，被迫在異端分子的懷抱中獲得庇護。

宗教的信徒受到長久的迫害，終於揭竿而起，這才是凶狠無比和拚死到底的叛賊。他們負有神聖的使命，不再畏懼或悔恨，知道唯有武力才能主持正義，硬下心腸摒除仁慈的感情。對於暴君所犯下的錯誤，他們將從其子身上尋求報復。這種情形很像波希米亞的胡斯教派信徒和法蘭西的加爾文派教徒。在公元9世紀時，則是亞美尼亞和鄰近行省的保羅教派。他們首先下手謀殺總督和主教，這些人奉行皇帝的命令：異端分子除非改宗皈依，否則會被趕盡殺絕。阿爾蓋烏斯山脈的深處保護他們處於獨立的狀態以及進行報復。狄奧多拉的宗教迫害點燃危險萬分和損失慘重的戰火，叛變的卡貝阿斯是勇敢的保羅教派信徒，在東部主將的麾下指揮衛隊。他的父親被正統教會宗教法庭的審判官施以刺刑，無論是宗教的信仰還是人類的親情，都使他只能採取逃亡和復仇的行動。5000名袍澤出於同樣的動機在他的周圍團結起來，拒絕向反基督教的羅馬人效忠。一位薩拉森埃米爾推薦卡貝阿斯去見哈里發，教徒領袖伸出權杖要揮軍指向不共戴天的希臘人。卡貝阿斯在西瓦斯和特拉布宗之間的山區，建立一個防衛森嚴的城市特夫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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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仍舊被一個凶暴和任性的民族佔領，鄰近的山地滿佈保羅教派的難民，他們現在要同時使用《聖經》和刀劍。

大約有30多年的時間，亞洲在國外和國內戰爭的煎熬下民不聊生，聖保羅和穆罕默德的門徒聯合起來進行敵對的入侵，愛好和平的基督徒無論是年邁的父母還是嬌柔的處女，都被交付給蠻族過著奴役的生活，等於是對他們的君王宗教不寬容精神的控訴。災難是如此緊急萬分，羞辱是如此無法忍受，甚至就是狄奧多拉的兒子、荒淫的米凱爾三世，都被逼不得不御駕親征去對付保羅教派。他在薩莫薩塔的城下被擊潰，羅馬皇帝在那些被他母親判處火刑的異端分子面前大敗而逃。薩拉森人也在同一旗幟下作戰，但是勝利歸於卡貝阿斯，被俘虜的將領以及100多位軍事護民官只要繳納贖金滿足他的貪婪，就可以獲得釋放，要不然就被交給狂熱的信徒施以酷刑。英勇無敵和野心勃勃的克裡索契爾是卡貝阿斯的接班人，進行範圍更為廣大的掠奪和報復。他與備受信任的穆斯林結盟，大膽突入亞細亞的心臟地區，邊區和皇宮的部隊一再被他擊滅。為了報復宗教迫害詔書的頒布，他們洗劫了尼斯、尼科米地亞、安卡拉和以弗所，就是聖約翰使徒也沒有辦法保護他的城市和墳墓。以弗所的主座教堂被當成餵養騾子和馬匹的馬廄，保羅教派的信徒與薩拉森人爭著看誰更為藐視和厭惡這些圖像和遺物。極權統治藐視受到傷害人士的祈禱，人們很高興看到對抗專制政體的叛亂獲得勝利。

皇帝巴西爾一世就是那位馬其頓人，在不利狀況下開始求和，願意付出贖金以贖回俘虜，用謙遜和仁慈的語氣提出請求，希望克裡索契爾答應赦免同是基督徒的教友，並接受皇帝賞賜的金銀和絲袍。這個無禮的宗教狂熱分子回答道：「皇帝要想獲得和平就得放棄東部，我們不會打擾他在西部的統治。如果他拒絕的話，上帝的僕人就會將他從寶座推入萬丈深淵。」巴西爾只能停止簽訂條約，接受對方的挑戰，率領軍隊進入充滿異端邪說的國度，用火與劍將它化為一片焦土。保羅教派那片一無所有的鄉園，嘗到自己種下的苦果。但等到皇帝試探出特夫裡斯的實力，發現有為數眾多的蠻族，武器和給養都裝滿倉庫，於是在歎息聲中停止毫無希望的圍攻。巴西爾一世返回君士坦丁堡以後，興建修道院和教堂，費盡苦心想要從天國的保護人，也就是米迦勒天使長和先知以利亞那裡獲得援助。他每天非常虔誠地祈禱，懇求能活著將三支箭射進這個邪惡對手的頭顱。事實卻超過了他的期許，他的願望實現了。在後續的入侵行動中，克裡索契爾受到奇襲，在撤退中被殺，大家興高采烈地將叛徒的腦袋送到寶座前。巴西爾接受令他欣慰的戰利品，立即叫人送上他的弓，將三支箭射進擺在面前的目標。整個宮廷響起熱烈的歡呼，慶祝皇家的射手獲得最後的勝利。保羅教派的光榮隨著克裡索契爾的死亡而凋謝枯萎，在皇帝第二次的遠征行動中，固若金湯的特夫裡斯被異端分子放棄，他們或是懇求饒恕或是逃到邊疆。城市受到摧毀，但是獨立自主的精神還保留在山區，保羅教派保衛他們的宗教和自由有一個世紀之久，他們騷擾羅馬的國境，繼續與帝國和福音的仇敵維持著長久的聯盟。


 三、保羅教派移植到色雷斯以及向意大利和法蘭西的傳播(750—1200 A.D.)

君士坦丁五世稱號為科普羅尼穆斯，來自圖像崇拜者的命名。大約在8世紀的中葉，他對亞美尼亞發起了一次遠征行動，發現在梅利泰內和狄奧多西波裡斯這些城市，有大量保羅教派的信徒，都是一些與他很類似的異端分子。不知是出於善意還是懲罰，他將他們從幼發拉底河的兩岸地區運送到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隨著這次遷移行動，他們的教義引進和傳播到了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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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在都市的信徒能迅速與雜亂的群眾混合，鄉間的信徒就可以在一塊外國的土壤上扎根生長。色雷斯的保羅教派抵抗宗教迫害的風暴，一直與亞美尼亞的教友維持著秘密的聯繫，對於他們派遣的傳道士給予協助和照顧，要將教義傳授給剛剛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保加利亞人，並且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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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紀時，約翰·齊米塞斯將保羅教派從卡利比亞山區移至海姆斯山的谷地，建立了一個更強大的殖民地，不僅恢復了當年的景況，而且人數也大為增加。亞洲的教士對於摩尼教徒不再抱有指望，寧可讓他們遭到毀滅的命運。黷武好戰的皇帝感受到他們的英勇，表示出鼓勵的態度，因為摩尼教徒依附薩拉森人就會給整個地區帶來災禍。但是在多瑙河這邊，為了對抗西徐亞的蠻族，他們的服役產生很大的作用，即使有所損失也是正中下懷的事。保羅教派被放逐到遙遠的國土以保持宗教自由，反而可以減低尖銳的衝突。他們掌握菲利浦波裡斯和色雷斯的要塞，正統基督徒成為他們的臣民，雅各派的移民成為他們的夥伴。

他們在馬其頓和伊庇魯斯佔領連成一線的村莊和城堡，很多土生土長的保加利亞人加入其中，以分享戰爭的成果和異端的教義。只要摩尼教徒憑著實力受到敬畏，獲得溫和的待遇，自願投效的隊伍就會在帝國的軍隊裡揚名立萬。這些勇氣百倍的「走狗」用戰爭來滿足貪念，渴望血腥的殺戮，使怯懦的希臘人大為驚異，有時還要加以指責。他們基於這種心理，會養成傲慢和抗命的風氣，很容易因為自身的反覆無常和受到傷害而被激怒。他們的特權經常會受到當局和教士不守信用的偏見的侵犯，在進行諾曼戰爭時，2500名摩尼教徒逃離阿歷克塞·科穆尼努斯的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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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早年生長的故土。阿歷克塞隱瞞這一事件，直到時機來臨才施加報復。他邀請首領參加友好的會議，用下獄、籍沒和洗禮來懲處這些清白或有罪的人員。皇帝趁著和平的間隙展開恪盡職守的工作，讓他們與教會和政府修好，能夠和睦相處。他將冬營設在菲利浦波裡斯，不分日夜進行神學的辯論，虔誠的女兒將他稱為「第十三位使徒」。

阿歷克塞將高官厚爵賜給最傑出的改信者，不僅可以鞏固他自己的論點，也能化解他們冥頑的態度。他特別興建一座新城市供改信正統基督教的平民居住，四周圍繞著花園，給予免稅的優待使他們更為富足，將自己的名字賜予這座城市，以提高它的地位。他將菲利浦波裡斯這個重要位置從保羅教派的手裡搶走，為了安全把抗命的領袖關在地牢，或是把他們從家園裡趕走。他們的生命得到赦免不是因為皇帝的仁慈，而是基於審慎的考量，須知在他的指使之下，一名貧苦無依的異端分子被活活燒死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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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抱著傲慢的希望要撲滅一個民族的偏見，很快為保羅教派難以抵禦的宗教狂熱所推翻，他們現在不再掩飾自己的態度，拒絕聽命從事。等到阿歷克塞離去和逝世以後，他們立刻恢復民事和宗教的法律。13世紀初期，他們的教宗或總主教(很明顯的訛傳)居住在保加利亞、克羅地亞和達爾馬提亞的邊界，他的副手統治意大利和法蘭西，繼續統治順服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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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個時代開始，保羅教派的傳統幾乎消失殆盡。到了上一世紀末期，教派或殖民區仍舊居留在海姆斯山的谷地，比起土耳其的統治，希臘的教士給他們的無知和貧窮帶來更多的折磨和苦難。現代的保羅教派喪失了他們的起源精神，這個宗教已經墮落到崇拜十字架和舉行血腥的祭禮的地步，這些邪惡的行為是由一些俘虜從韃靼的荒野傳入。

首批在西方傳教的摩尼教神學導師，受到人民的驅逐和君主的取締。保羅教派在11世紀和12世紀獲得歡迎和成就，必須歸功於最虔誠的基督徒有強烈而隱藏著的不滿，因而反抗羅馬教會。那個時代的羅馬教會用高壓的手段來滿足貪婪的慾望，專制獨裁的作風令人極為憎惡，比起希臘人的崇拜聖徒和圖像，或許還沒有那樣墮落，進行的革新卻更為快速和可恥。羅馬教會對於聖餐變體論的教義給予嚴謹的解釋並且強制推行，拉丁教士過著腐化的生活，倨傲的高級神職人員輪流揮舞著牧杖、權杖和刀劍，東方的主教與他們相比，真的可以算是使徒的繼承人。保羅教派知道有三條路線可以進入歐洲的心臟地區。匈牙利皈依基督教以後，朝聖者前往耶路撒冷時，利用多瑙河這條水道非常安全，來回的行程都要經過菲利浦波裡斯。信徒可以隱瞞自己的姓名和異端的身份，跟隨著法蘭西人或日耳曼人的商隊前往他們的國家。威尼斯的貿易和主權涵蓋亞得裡亞海的海岸地區，友善的共和國無分國籍或宗教，對於外邦人張開胸懷一律接納。

保羅教派的信徒投身在拜占庭的旗幟之下，經常被派遣到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臘行省。無論是在平時還是戰時，他們與陌生的來客以及當地的土著自由交談，發表的見解暗地裡在羅馬、米蘭傳播，甚至還到達阿爾卑斯山之外的王國。很快就可以知道，數以千計各階層的正統基督徒無論男女，全都接受摩尼教的異端邪說。奧爾良燒燬12種教會法規的火焰，是宗教迫害最早的行動和發起的信號。就保加利亞人
[150]

 這個名字而言，來源很無辜，運用起來讓人感到可憎，但是它卻把部族的分支連同信奉的教派都散佈到歐洲各地。

保羅教派對於偶像崇拜和羅馬表現出同樣的痛恨，靠著主教和長老共同統治的制度，才能相互聯繫起來。他們有不同的派別，在於神學上模糊而陰暗的微小差異，但是大家都同意兩個主要的原則：對於《舊約》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基督的肉體沒有釘在十字架上，也不存在於聖餐之中。這個宗教團體有簡單樸素的禮拜儀式和無可指責的嚴肅態度，連敵人都不得不承認，他們要達成的完美標準是如此崇高。不斷增加的會眾被區分為兩種門徒：在塵世的「實行者」和對來生的「期盼者」。法蘭西的南部行省是阿爾比異端
[151]

 的發源地，保羅教派已經打下深厚的基礎。曾經發生在幼發拉底河鄰近地區的殉教和報復，經過時勢的變遷和人事的興衰，到了13世紀重新出現在羅訥河兩岸。腓特烈二世恢復東部皇帝的法律和規定。朗格多克的采邑和城市出現起義者，引發在特夫裡斯的叛亂行動，教皇英諾森三世血腥鎮壓的名聲已經超過狄奧多拉。要是僅就殘酷而言，狄奧多拉的士兵可以與十字軍的英雄相提並論，她的僧侶卻遠不如宗教法庭的創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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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庭的職責和功能，更適合於肯定而不是駁斥具有邪惡原則的信仰。保羅教派或是阿爾比異端的集會被火與劍所根絕，鮮血淋漓的殘餘信徒只有逃亡、藏匿或是在表面上接受正統教會的信仰。但是他們所激發的永不屈服的精神，仍然活躍在西方世界。在政府、在教會甚至在修道院裡，一群潛伏的繼承人將聖保羅的門徒保存在他們的心中。他們反對羅馬的暴虐統治，接受《聖經》是信仰的規範，諾斯替神學的各個觀點使他們的信條更為純真。威克裡夫在英格蘭，以及胡斯在波希米亞的奮鬥，雖然功敗垂成沒有發生預定的效果，但是茨溫格利、路德和卡爾文的名字備受敬仰，被信徒尊為民族的救星。


 四、基督教宗教改革的發端、特質和後續影響

宗教改革所能建立的功勳和具有的價值，如果要哲人加以衡量，他會很謹慎地就信仰這個項目提出問題，看看他們所標榜的信仰是否超越或反對人類所共有的理性。這些偉大人物為基督徒爭取自由，這一行為無疑會帶來極大的好處，使得真理和虔誠能夠兼容。經過一番坦誠的討論之後，我們為首批改革者的怯懦感到驚愕，而不是為他們所爭取的成果憤慨難安。
[153]

 他們與猶太人一樣，凡是希伯來經典所記載的信念和辯護之詞，以及從亞當的花園到先知但以理所見的異象，這些所有神奇驚怪之事，都毫無異議全部接納；而且他們也像正統基督徒一樣，反對猶太人是因為這些人背棄神的律法。提起「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極其崇高的奧秘，改革者遵行嚴格的正統教義，可以毫無拘束採納最早4次或6次宗教會議的神學觀點；他們的說法與阿塔納修斯派的信條毫無差別，凡是不接受正教信仰的人都會受到永恆的詛咒。聖餐變體論就是麵包和葡萄酒在看不見的狀況下變成基督的肉身和鮮血，這種信念可能會反駁爭辯和詼諧所產生的力量。但是他們根本不考慮視覺、觸覺和味覺這些感官所提供的證據，最早的新教徒為自己的猶豫和顧慮而牽扯不清，耶穌在聖事的規定中所說的話也使他們敬畏不已。

路德的主張是耶穌的「肉體」出現在聖餐之中，卡爾文的意見是「實質」存在，茨溫格利認為那不過是一種精神的契合交流和簡單的紀念儀式，這種觀點慢慢在新教教會中佔有優勢。
[154]

 然而損失奧秘的聖餐禮得到豐富的補償，像原罪、救贖、信心、恩典和宿命這些驚人的教義，都可以從聖保羅的書信中獲得和濫用。神父和教師對這些微妙的問題都有答案，但是最後的改進和普遍的使用還要歸功於首批宗教改革者，他們把這些教義視為靈魂得救最基本的要項。迄今為止，超自然的信心所產生的力量對新教徒有不利的傾向，很多頭腦冷靜的基督徒寧可贊同那片薄餅就是神，這總比說神是殘酷而又善變的暴君要好得多。

不管怎麼講，路德和他的敵手還是有實質和重要的貢獻，哲人對於大無畏的狂熱分子應該有責任要說公道話。
[155]



其一，從對赦罪的濫用到聖母的講情，迷信的雄偉結構在他們的手裡被夷為平地。數以萬計立下修院誓約的男女，恢復自由而勤勞的社會生活。聖徒、天使以及不完美的次級神明組成的聖秩制度，被剝奪塵世的權利，只能享受天國的幸福。他們的圖像和遺骸從教堂撤走，無知和輕信的人民不再幻想出成日重複出現的神跡和顯靈。祈禱和感恩運用純潔和精神的禮拜方式，那是來自對異教信仰的傚法，主要的觀點就是：凡夫俗子最有價值，神明聖靈言過其實。然而，是否如此高尚的簡樸能與普遍的信仰完全吻合，是否庶民不再面對可見之物就會免於宗教狂熱的刺激，逐漸陷入倦怠和冷漠的處境，這些要留待以後方知分曉。

其二，權威的鏈條可以拘束那些懷有偏見的人士不會再生別的念頭，約束那些蠢蠢欲動奴隸的直言無諱，可是現在這根鏈條已經斷裂。教皇、神父和宗教會議不再是世界至高無上和絕不出錯的審判官，每位基督徒接受教導獲得認知：只有《聖經》才是律法，唯獨良知方能做出詮釋。無論如何，自由並非是宗教改革的策略而是結果。愛國的改革者有野心要繼承被推翻的暴君，他們的教條和宣示表現出同樣嚴苛的要求，斷言官員基於正義有處死異端的權力。卡爾文基於宗教或私人的憎惡，宣判塞維圖斯
[156]

 犯下背叛自我的罪行
[157]

 ；狂熱的克蘭麥為再洗禮教派煽起史密司菲爾德的怒火，結果使後者被火焰所吞噬。
[158]

 自然界的猛虎還是同樣兇猛，但是卻逐漸被敲掉利爪和鋼牙。羅馬教皇擁有宗教和塵世的王國，新教的神學家被列入卑微階級，沒有徵收稅捐和審判裁決的權力。古老的正統教會使教皇的敕令具有神聖的性質，表達的觀點和產生的爭論要交給人民來決定；然而他們訴求私下的判決，被好奇和熱誠所接受，完全超出他們的願望。

自從路德和卡爾文的時代以來，新教教會在內部暗中進行各項改革的工作，很多帶有偏見的莠草都被清除乾淨。伊拉斯謨的門徒弟子
[159]

 宣揚獨立和節制的精神，主張信仰自由是與生俱有的福祉和不容剝奪的權利
[160]

 。荷蘭
[161]

 和英格蘭
[162]

 的民權政府全盤採納運用，時代的智慮和人道的精神擴大法律狹窄的接受範圍。在實施的過程中，心智能夠理解權力的極限，也許能讓孩童很高興地承諾和庇護，不再能滿足成年人的理智。爭辯的卷冊如同蛛網一樣密佈：新教教會的教義對於平民出身的信徒而言，已經遠超過他們的知識或信念，因而對於正統教義的形式以及宗教信仰的要項，現代的教士也只能用一聲歎息或一絲微笑加以贊同。然而基督教的友人驚覺，調查和懷疑的衝動永不停息。正統教會的預言都已實現，奧秘之網已被阿明尼烏派、阿里烏斯派和索齊尼派解開，這些教派成員的數量，不可能從分離的會眾之中計算出來。那些人保留信仰的名義而非實質，有哲學的隨心所欲卻沒有哲學的情操，使得天啟宗教的石柱搖搖欲墜。
[163]




 第五十五章 保加利亞人與匈牙利人的起源、遷移和定居 在東西兩個帝國之內到處襲擾 俄羅斯君主政體 地理和貿易 俄羅斯人反抗希臘帝國的戰爭 蠻族的宗教皈依(640—1100 A.D.)

多瑙河這條古老的天塹，雖然經常受到侵犯卻也能很快恢復作用，然而在赫拉克利烏斯的孫兒君士坦丁四世的統治下，蠻族的洪流席捲而過，形成無法收拾的局面。他們的進展對哈里發有利，就把這些蠻族視為未知和從天而降的輔助部隊：愷撒在失去敘利亞、埃及和阿非利加以後，要防守都城對抗薩拉森人，已經兩次陷入危險和羞辱的狀況，因此要把羅馬的軍團部署在亞洲，更沒有能力防範在多瑙河地區的蠻族。為了這些令人感興趣的民族，我不得不背離保證要遵守的原訂寫作大綱，這個題材的優點可以掩蓋我的錯誤或是容易找到借口。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戰爭、宗教還是學術，甚至談到他們的興起或沒落，阿拉伯人總是讓我們感到好奇和難以捉摸：希臘人的教會和帝國最早受到摧殘，可以歸咎於阿拉伯人的武力，穆罕默德的門徒仍舊掌握著東方世界政治和宗教的權杖。

然而如果認為另一群蠻族也完成了類似的工作，這種說法有點勉強，他們在公元7世紀和12世紀之間，來自西徐亞的大平原，進行短暫的寇邊或不斷遷徙。
[164]

 他們的姓氏稱謂非常俗氣，家世來源十分可疑，行動過程無人知曉，宗教信仰盲目無知，作戰英勇殘酷無情，他們的公眾和個人生活始終保持著團結，並且維護習俗，不會因率直純真而軟化凶狠的性格，也不會講求策略而變得文雅高尚。拜占庭寶座的權威擊退這群烏合之眾的攻擊，在經歷浩劫以後還能倖存。這些蠻族的絕大部分都已消失，他們的存在沒有留下任何紀念物；苟延殘喘的餘眾在一個外國暴君的統治下呻吟，這種狀況已經延續了很長的時間。我所選擇的史料只能限於那些仍值得記述者，像古代的保加利亞人、匈牙利人和俄羅斯人。諾曼人的征戰和土耳其人的君主國，在永難忘懷的十字軍到達聖地，以及君士坦丁的帝國和城市淪陷以後，就很自然地告一段落。


 一、保加利亞人的遷徙和最早建立的王國(640—1017 A.D.)

東哥特人狄奧多里克入侵意大利前，先擊滅了保加利亞軍隊。保加利亞人經過這次敗北以後，整個民族連帶他們的名字消失了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位於玻裡斯提尼斯河、塔內斯河和伏爾加河那些陌生的殖民地，很可能又恢復原來或類似的稱呼(680 A.D.)。
[165]

 古老的保加利亞國王留給5個兒子的遺言，是要他們節制與和諧。年輕人將老父的教訓，當成經驗豐富長者的逆耳之言，5位王子埋葬了他們的父親，分掉國王的臣民和牛群，忘記了老父提出的忠告，然後大家分手各奔前途，開始漂泊去找尋各人的機運。我們發現最富冒險精神的弟兄到達意大利的腹地，獲得拉文納太守的庇護。
[166]

 這股遷徙的潮流直接朝著或是被迫指向都城。

現代的保加利亞沿著多瑙河的南岸，一直使用保持到目前的名字，也能維護所建立的形象，歸因於當年那些新來到的征服者運用戰爭和條約，陸續獲得達爾達尼亞、色薩利和兩個伊庇魯斯這些羅馬行省。
[167]

 教會的最高權力從查士丁尼幼年時成長的城市撒爾底迦改換到另外的地點，在保加利亞人欣欣向榮的時代，名不見經傳的小鎮萊克尼杜斯或阿克裡達，非常榮幸能夠被設置國王和教長的寶座。
[168]

 語言是確鑿的證據，可以說明保加利亞的先世擁有斯拉夫尼亞人的血統，但更精確的說法是斯拉夫尼亞種族，
[169]

 與他們有親戚關係的族群
[170]

 如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拉西亞人、克羅地亞人、瓦拉吉亞人，對於這個居於領導地位的部族，不是追隨他們的旗幟就是模仿他們的榜樣。從黑海到亞得裡亞海，他們遍佈整個陸地，成為希臘帝國的俘虜、臣民、盟友或敵人。整個民族被稱為斯拉夫人
[171]

 ，無論是出於偶然或是惡意，他們的名字從原來的光榮的含義被視為奴役的象徵。
[172]



殖民地當中的克羅巴提亞人
[173]

 或克羅地亞人都是這個偉大民族的後裔，也是達爾馬提亞的征服者和統治者(900 A.D.)，現在加入奧地利的軍隊共同行動。濱海的城市以及建立不久的拉古薩共和國，哀求拜占庭宮廷給予援助和指導。他們得到寬宏大量的巴西爾的勸告：對於羅馬帝國只要稍表效忠即可，但是他們必須要付年金以安撫難以抵禦的蠻族，以免引起無法收拾的怒火。克羅地亞王國由11位「佐潘」(封建領主)分享統治權，聯合的兵力達到6萬騎兵和10萬步卒。漫長的海岸線曲折不齊，形成遼闊的港灣，受到一串島嶼的掩護，在意大利的海岸上幾乎都能將之收於眼底。無論是當地土著還是外來人士，都可以用這個地域來練習航海的技術。克羅地亞人倣傚古老的黎本尼亞型快船，建造他們的船隻(雙桅帆船)：180艘各型船隻對於一支實力強大的艦隊來說已經是非常理想的配置，但我們的水手也許會嘲笑這些作戰用的船隻，每艘上面只配置10人、20人或40人。他們的功能逐漸發生變化，為商業和貿易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然而斯拉夫尼亞的海盜仍舊出沒頻繁而且帶來危險。在10世紀快要結束之前，威尼斯共和國有力地控制了亞得裡亞海灣，
[174]

 讓船只能夠不受阻礙自由通航。這些達爾馬提亞國王的祖先非常精通航海術，已經到達濫用不知節制的地步，後來才離開這門危險的行業，定居在白克羅地亞，就是西裡西和小波蘭的內陸地區，按照希臘人的計算，離黑海有30天的行程。

不論就時間還是位置來說，保加利亞人的豐功偉業
[175]

 只限於一個很狹小的範圍(640—1017 A.D.)。在公元9世紀和10世紀時，他們的統治已經延伸到多瑙河南岸地區，但是實力更為強大的民族緊跟他們的遷徙行動，逼得他們又回到多瑙河北岸，然後向著西方發展。然而，只有晦澀難解的記錄保存了他們的功績，可以誇耀獲得的榮譽，那就是他們在戰場上殺死了一位奧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繼承人，過去這榮耀屬於哥特人。皇帝尼西弗魯斯一世在阿拉伯戰爭中喪失聲譽，卻在斯拉夫尼亞戰爭中丟掉性命(811 A.D.)。第一次的作戰行動中，他大膽而成功地深入保加利亞中部地區，燒燬皇家的宮廷，但其實也不過是一些木造的建築物和村莊而已。然而就在他搜尋戰利品以及拒絕和平條約時，他的敵人激勵士氣和集結戰力，使得撤離的渡口成為難以克服的障礙。戰慄的尼西弗魯斯在知道狀況以後大聲喊道：「天哪!天哪!我們已經插翅難飛了!」有兩天的時間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完全是一副坐以待斃的模樣，等到第三天的早晨，保加利亞人對營地發起奇襲，羅馬君王和帝國的重要官員都被殺死在帳幕裡。瓦倫斯皇帝的屍體能夠免遭褻瀆(378 A.D.)，但是尼西弗魯斯的頭顱被插在長矛上示眾，他的頭蓋骨鑲嵌黃金製成的底座，經常在勝利的宴會中斟滿美酒供大家飲用。希臘人哀悼君王受到侮辱，然而他們認為這是貪婪和殘酷應得的懲罰。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酒杯，十分清楚地表現出西徐亞曠野的習性和風俗，但是在與希臘人和平交往、獲得文明開發的地區，以及引進基督教的禮拜儀式以後，就在同一個世紀的末葉，保加利亞人在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保加利亞的貴族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學校和皇宮接受教育，西美昂是一位有皇室血胤的年輕人，研習德謨斯提尼的修辭學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他想成為國王或武士，放棄僧侶的修道宣誓。在他超過40年的統治之下(888—927/932 A.D.)，保加利亞躋身世界文明強權之列。西美昂一再對東部帝國發起攻擊，希臘人可以任意譴責他的忘恩負義和褻瀆神聖，以從中獲得一絲安慰。他們花錢買到異教徒土耳其人的幫助。但西美昂的第二次會戰，彌補了前一次會戰的損失，只要能躲過這個可畏國家的軍隊，就可以算是一次勝利。塞爾維亞人被擊潰，人員不是成為俘虜就是四散逃走。要是有人在他們恢復元氣之前到這個國家來遊歷，會發現這個國家只有不到50個流浪漢，沒有婦女和兒童，他們過著被追捕的危險生活。阿奇洛斯河岸有一個古代的遺跡，希臘人在此地被擊敗，蠻族的赫拉克勒斯用神力折斷了他們的尖角。

西美昂編組部隊圍攻君士坦丁堡，在與皇帝面對面的談判中，他強迫對方要履行他所提出的和平條件。他們的會面戒備十分森嚴，皇家的座艦被拖著靠近一個人工製造而且警衛森嚴的平台，保加利亞人的排場要與皇帝的權勢一比高下。態度謙遜的羅馬努斯一世說道：「你是基督徒嗎？那麼你有責任不讓教友流血犧牲。你願意接受和平，難道不是受到財富的誘惑？那麼請收起你的劍，張開你的雙手，我會盡最大努力來滿足你的慾望。」他們用皇家的聯姻來保證雙方的修好，自由貿易獲得核准，恢復到原來的規模，宮廷最高等級的禮遇用來維繫保加利亞人的友誼，比起敵國或外國的使臣更為優渥。為了表示對西美昂的尊敬，皇帝加封其崇高而令人反感的頭銜，特別稱他為「巴塞勒斯」或皇帝。不過這種友情只維持了非常短的時間，西美昂逝世以後兩國再度大動干戈，他的繼承人發生內訌，難逃毀滅的命運(950 A.D.)。

11世紀初期，巴西爾二世呱呱墜地就繼承帝位，平生的作為獲得保加利亞征服者的稱號。他在萊克尼杜斯的皇宮發現金庫裡有40萬鎊(約為1萬磅的黃金)的財富，使他的貪婪多少能夠獲得滿足。他對1.5萬名戰俘施以極度冷酷和令人髮指的報復，而且他們的罪名是保衛自己的國家，更能顯示出暴虐和殘忍的性格。這1.5萬人都被剜去雙目，每100個戰俘中只有一個人可以保留一隻眼睛，使他能夠牽引瞎眼的百人隊返鄉參見國王。據說他們的國王因而死於憂傷和恐懼之中，這種可怖的景象使全民為之驚恐畏懼，保加利亞人從他們的居留地被掃地出門，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行省之內。倖存的酋長勸誡他們的子弟要堅忍圖成，負起雪恥復仇的責任。


 二、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的遷徙以及共同的先世(884—900 A.D.)

大約在基督紀元900年，匈牙利人這個凶狠的族群首次威脅到歐洲，出於畏懼和迷信的心理，他們被誤認為是《聖經》裡提到的歌革和瑪各，
[176]

 是世界末日的徵候和預兆。
[177]

 等到他們傳進文字以後，出於愛國心所產生的好奇，形成強烈和值得讚許的衝動，要去探索古代的事物。
[178]

 他們遵從理性的考量，不再為阿提拉和匈奴人無用的宗譜而自誇，只是抱怨韃靼戰爭使最早的記錄受到損毀，鄉土風味的民歌無論真有其事還是出於虛構，很久以前就已被遺忘得一乾二淨。皇家的地理學家獲得當代和外國的資料，與匈牙利人一份簡陋的年代記余留的殘卷相對照
[179]

 ，非常辛苦才能找到吻合之處。匈牙利人在本國和東方的稱呼是馬扎爾人
[180]

 ，但是在西徐亞人的部落當中，希臘人為了便於區別，為其取了一個專用而特別的名字稱之為土耳其人，把他們視為一個偉大民族的後裔，這個民族過去征服並統治著從中國到伏爾加河這片廣闊的區域。潘諾尼亞的殖民地與波斯邊界的東部土耳其人，一直保持著貿易和友善的長期聯繫。在分離350年以後，匈牙利國王的傳教士發現並拜訪靠近伏爾加河的古老國家。他們受到一群異教和野蠻的民眾好客的款待，這些人還保有匈牙利人的姓名，大家用本鄉的語言交談，記起長久失去聯絡的弟兄原來的傳統，他們帶著驚奇的神色，聽取新的王國和宗教各種不可思議的故事，後來基於血緣的利害關係，激起改變信仰的狂熱情緒。他們之中有一位最偉大的君主，曾經擬訂非常有創意的構想，後來還是無疾而終：他認為潘諾尼亞現在是人煙稀少的荒漠，他們的族人雖然在這裡建立殖民地，但可以從韃靼地區的腹地補充所需的人員。

匈牙利人從韃靼地區這塊最早的發源地，被戰爭和遷徙的潮流帶向西方，這是更遙遠的部落發生移動而引起的，他們既是逃亡者同時也是征服者。無論是出於理性還是機運的因素，匈牙利人遷徙的路線直接指向羅馬帝國的邊疆，沿著巨大河川的兩岸暫時停留下來。在莫斯科、基輔和摩爾達維亞這些區域，還可以發現他們臨時居住的遺跡。在這種路途漫長而又形式各異的遊歷過程中，匈牙利人無法逃避外人的統治，他們與異族的通婚使純淨的血統獲得改進，也可以說是受到玷污。完全是出於強制或選擇的動機，科扎爾斯人有幾個部落參加他們的陣營，成為資格最老的諸侯或家臣，引進第二種語言供他們使用。科扎爾斯人有顯赫的名聲，在會戰隊列中獲得最榮譽的位置。土耳其人和他們的盟友所組成的軍隊，在行進時分成7個人員概等的「師級」單位，每個師由30857位武士編成，再加上適當比例的婦女、兒童和奴隸，估計至少形成一個百萬人的遷移團體。他們的全民會議接受7位「瓦伊沃德」或世襲酋長的指導，但根據過去的經驗，這種模式會產生爭執導致實力減弱，所以他們推舉一個人進行簡單而有力的管理。生性謙虛的萊貝迪阿斯婉拒了授予他的權杖，阿爾穆斯和他的兒子阿帕德有良好的身世或功勳，獲得大家的承認。科扎爾斯人至高無上的可汗具有很大的權勢，願意為君王和人民所訂的約定做證：人民要服從君王的指揮，君王要維護人民的幸福和光榮。

現代知識所獲得的辨別能力，可以讓我們對古代民族獲得新穎和廣泛的概念，因此還可以對以上的敘述加以補充。匈牙利的語言非常獨特，好像獨立於斯拉夫尼亞人的方言之外，倒是與芬尼克族的用語相當接近，兩者有密切的關係。
[181]

 芬尼克人是一個被淘汰和習性野蠻的種族，過去曾佔有亞洲和歐洲的北部地區。他們真正的稱呼是烏戈人或伊果人，出現在中國的西部邊界，
[182]

 韃靼人提出的證據說他們遷徙到額爾齊斯河流域。經過探查在西伯利亞的南部地區也有類似的族名和語言。
[183]

 芬尼克族剩餘的部落，分佈的狀況非常廣泛而又稀疏，從鄂畢河的源頭一直到拉普蘭的海岸。
[184]

 匈牙利人和拉普蘭人有血緣關係，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兒女，展現出不同氣候對人類的深刻影響。他們之間有鮮明的對比，南下的大膽冒險家在多瑙河痛飲美酒，可憐的難民則陷入北極圈的雪地中。匈牙利人的身體和心智具備天賦的英勇氣質和性格，戰爭和自由從來就是支配他們的主要力量，雖然不見得經常可以達成目標。
[185]

 嚴寒的氣候使拉普蘭人的身材變小而且智力退化，極地的民族是人群之中最孤獨的子孫，對戰爭非常陌生，也不瞭解人類的血緣關係。如果理性和德行是和平的護衛者，那麼他們的無知就是最大的幸福。
[186]



《戰術學》一書的作者利奧六世曾經記載(900 A.D.)西徐亞人的各旗，
[187]

 其遊牧和戰鬥生活全都大同小異，生存方式類似，也運用相同的毀滅工具。但他特別強調保加利亞人和匈牙利人這兩個族群，在各方面要優於他們的蠻族弟兄，紀律和管理有長足的進步，社會的架構和政府的組織還很簡陋，兩者的運用方式倒是非常接近，同時兩個族群的外表看起來也很相像。利奧六世決定還是用相同的描述方式，但是會產生敵友難分的後果。從10世紀當代人士的一些介紹中，可以凸顯他的描述。除了軍事技能的優勢和名氣之外，這些蠻族討厭和藐視人類認為有價值的所有事物。他們自認人數眾多而且無拘無束，難免要激起凶狠的天性。匈牙利人使用皮革製作的帳幕，穿著動物毛皮做成的衣服，剃光頭髮而且黥面，說話很慢但是動作敏捷，根本不遵守條約的規定。他們和所有蠻族一樣遭到譴責，他們太無知，以至於不瞭解誠信的重要；他們太傲慢，以至於否認或掩飾違反最莊嚴誓約的行為。他們過著簡樸的生活而受到讚譽，然而他們之所以戒絕奢侈的行為，在於對這方面根本沒有任何概念。他們對於所見到的一切物品，都抱著垂涎和貪婪的態度，高漲的慾望是難以滿足的無底洞，唯一願意從事的工作是暴力和掠奪。

為了定義遊牧民族，我已經對遍及那個社會階層的生計、戰事和統治進行了詳盡的描述。我還要多說幾句，就匈牙利人而言，捕魚和狩獵同樣重要，因為他們很少會去耕種土地，所以一旦到達新的居留地，有時還要從事部分並不熟練的農耕工作。在他們的遷移過程中，也可以說是他們的遠征行動中，整個群體伴隨著數以千計的牛羊，掀起一大陣高騰入雲的灰塵，可以立即供應有益健康的乳類和肉食。大眾最關心的事項是供應充足的草料，只要把牲口安置在牧場裡，強壯的武士就再也不會感受到危險和勞累。人員和家畜毫無規劃地散佈在國土上，要不是他們的輕裝騎兵能夠佔領廣闊的空間，保持不斷的機動來發現和遲滯敵人的接近，他們的營地就會暴露在夜間的奇襲之下。他們從羅馬人的戰術中獲得一些經驗，士兵可以使用刀劍、長矛和頭盔，戰馬也裝上鐵製的胸甲，然而傳統和致命的武器還是韃靼弓，從最幼小的年紀開始，兒童和奴僕就不斷練習射術和騎術，一定要精通這兩門武藝。他們的手臂很有力，瞄準很穩定，能夠在急速的奔馳中轉身，很快射出一陣箭雨。

無論是堂堂正正的會戰還是在暗中設置的埋伏，無論是不敵敗逃還是全力追擊，他們同樣讓人感到畏懼不容輕視。戰線最前面的隊列表面上看可以保持原來的次序，但等到發起衝鋒就成為一股狂潮向前擠壓。他們的追擊非常莽撞而又草率，放鬆韁繩猛衝，口裡發出可怕的吶喊。但是一旦他們開始逃走，不管是真的害怕還是故意誘敵，都習慣用極快的速度和突然的機動，阻止大膽追趕的敵人並且實施反擊。匈牙利人濫用勝利的權力使整個歐洲為之驚駭難忘，何況薩拉森人和丹麥人造成的傷口還在劇痛不已。他們不會向人討饒，更不會大發慈悲，不管男女都受到指責說是沒有惻隱之心。他們嗜食生肉的習性更使得故事廣為流傳，說他們喜歡喝人血，將人殺死挖出心臟來食用。然而匈牙利人並不缺少公正和仁慈的原則，那是每個人的天性。不管是公眾還是個人受到傷害或冤屈，任意報復的特權還是會受到法律和懲處的抑制。就一個開放營地的安全保障來說，偷竊是最容易發生和最危險的犯罪行為。在蠻族之中，很多人都有自動自發的德性，支持他們的法律，改進他們的行為，抱著熱愛和同情的心理，履行社會生活的責任。


 三、匈牙利人的建國和「捕鳥者」亨利的勝利(889—972 A.D.)

土耳其人的各旗經過逃亡和勝利的漫長旅程以後，逐漸接近法蘭西人和拜占庭帝國所共有的邊界(889 A.D.)。他們最早征服和最後定居的地區，在多瑙河流域的中部，上下游各以維也納和貝爾格萊德為界，並且將潘諾尼亞這個羅馬行省包括在內，就是現在的匈牙利王國。這片廣大和肥沃的土地原來被摩拉維亞人很輕鬆地佔有，這是一個使用斯拉夫尼亞人稱呼的部落，後來被侵略者趕到範圍很狹小的行省。查理曼大帝將一個含糊不清和虛有其名的帝國，向前擴張遠及外斯拉夫尼亞的邊緣，但是等到他的嫡系子孫沒落以後，摩拉維亞公爵不想再對東部法蘭西王國的君主履行兵役和繳納貢金的義務。私生子阿努夫在一怒之下邀請土耳其人的軍隊入境(900 A.D.)，這樣他們才能衝過真正或想像的邊牆，此舉無異於引狼入室，是極為不智的舉動。

日耳曼國王被譴責是賣國賊，背叛基督教的信仰和統治。終阿努夫一生，匈牙利人出於感恩或畏懼而受到遏止，但等到其子劉易斯在位的幼年時代，他們發現並開始侵略巴伐利亞，完全採用西徐亞人速戰速決的方式，在一天之內，周長約50英里的地區遭到洗劫和毀滅。在奧古斯堡(本次會戰又稱列克菲德會戰，發生在公元955年8月10日，匈牙利和土耳其的聯軍擊敗德意志國王奧托大帝的大軍)會戰中，基督徒維持著優勢直到白天第七個時辰，土耳其騎兵部隊運用佯裝潰逃的策略，誘使他們中計而戰敗。戰火蔓延到巴伐利亞、土瓦本和弗朗科尼亞這幾個行省，匈牙利人讓最強悍的男爵訓練家臣，加強城堡的防禦力量，這樣一來等於助長了無政府的統治局面。

林立的市鎮圍牆和築城源於這個災禍頻仍的時期，敵人也已經克服距離這個限制因素，幾乎在轉瞬之間，可以讓聖加爾的海爾維第亞修道院，以及位於北部海岸的城市不來梅，全部化為一堆灰燼。大約有30多年的時間裡，日耳曼王國忍受繳納貢金的羞辱，解除武裝後失去抵抗的能力，受到威脅要將他們的婦女和子女擄走作為俘虜，把所有年齡在10歲以上的男性全部殺光，這也是最嚴重和最有效的恐嚇。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繼續敘述匈牙利人越過萊茵河的進展，但是我要提及另一件令人驚愕之事，那就是法蘭西的南部行省受到暴風雨般的襲擊，躲在比利牛斯山後面的西班牙，在看到難以抗拒的異族在迅速接近後大為驚愕。
[188]

 匈牙利人先是想入侵附近的意大利地區(900 A.D.)，後來從設置在布倫塔的營地，看到這個新發現的國家實力非常強大而且人口眾多，難免產生敬畏的心理。他們請求允許撤離此地，傲慢的意大利國王竟然嚴詞拒絕，他的固執和輕率所付出的代價是2萬名基督徒的性命。

在西部帝國的城市當中，皇室所在的帕維亞不僅名聲響亮而且雄偉壯觀，羅馬的卓越地位只不過來自使徒的遺骸。匈牙利人傾巢來犯，帕維亞烈焰四起，43座教堂化為一片焦土(924 A.D.)；對人民大開殺戒以後，只赦免了200多個可憐蟲；在家園尚在冒煙的廢墟裡，他們還收集到幾個蒲式耳的金銀(多麼含糊的誇大之詞)。從阿爾卑斯山到羅馬和卡普阿附近這個區域，每年都遭受定期的大規模入侵，那些逃過一劫的教堂迴響著心驚膽戰的連禱文：「主啊!拯救我們免於匈牙利人弓箭的危害!」但聖徒充耳不聞顯得冷酷無情，蠻族的洪流席捲而過，一直到卡拉布裡亞的盡頭才停止。
[189]

 匈牙利人最後接受了對方提出的和解協議，每個意大利臣民按人頭付費，10個蒲式耳的銀兩被送進土耳其人的營地。然而用謊言來對付暴力是順理成章的辦法，強盜在丁口的數目和金銀的成色這兩方面都受到欺騙。位於東邊的匈牙利人要對抗保加利亞人，雙方勢均力敵就會引起衝突。保加利亞人的宗教信仰禁止與異教徒建立聯盟關係，他們所處的位置成為拜占庭帝國能夠抵抗敵人的障礙。等到障礙被克服以後(924 A.D.)，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看見土耳其人的旗幟有如潮湧，有一名最大膽的武士竟敢向著金門投擲戰斧。希臘人的計謀和財富轉變了這次攻擊的方向，但是匈牙利人對於撤軍感到自豪，因為他們迫使強悍的保加利亞人和尊貴的愷撒，願意雙手奉上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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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場戰役裡，他們發起遙遠和快速的作戰行動，似乎誇大了土耳其人的戰力和數量，但他們的勇氣還是值得讚揚，一支300到400名騎士的輕裝部隊，常常對著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城門，進行最大膽的入侵行動。在9世紀和10世紀這個災禍頻仍的時期，歐洲從北面、東面和南面忍受三重懲罰的痛苦，諾曼人、匈牙利人和薩拉森人有時踐踏同一塊飽受蹂躪的土地，這些野蠻的敵人就像荷馬所說那樣：一隻撕裂的雄鹿屍體上面，有兩隻獅子在咆哮。
[191]



薩克遜的君王「捕鳥者」亨利和奧托大帝，完成了拯救日耳曼和基督教世界的豐功偉業，在兩場令人難忘的會戰中，永久粉碎匈牙利人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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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勇的亨利在國家受到侵略時(934 A.D.)，從病床上一躍而起，但他的心靈充滿活力，靠著審慎和明智的作為獲得成功。在開始戰鬥的那天早晨，他說道：「戰友們!維持戰線的隊形，用盾牌擋住異教徒第一擊所射出的箭雨，發起同等速度的進襲，用長矛阻止他們第二擊的衝鋒。」他們服從命令，擊敗敵人。梅澤堡有幅歷史性的圖畫，描繪出亨利的面容或至少展現出他的性格，在一個蒙眛無知的時代，他相信美術能使他的令名享譽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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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20年以後(955 A.D.)，那些在亨利劍下身亡的土耳其人，他們的子侄輩又開始侵犯其子的帝國，就保守的估計這支大軍不會少於10萬名騎兵。他們受到國內傾軋黨派的密請，日耳曼的防務因陰謀叛逆而敞開，匈牙利人很快擴展勢力越過萊茵河與默茲河，進入法蘭德斯的內陸腹地。

但積極和審慎的奧托大帝著手肅清陰謀活動，要這些君王認清當前的局勢，除非能夠彼此建立互信互助，否則一定會喪失他們的宗教和國家。整個民族的實力集結在奧古斯堡的平原，按照行省和部落的分配名額，編成8個軍團發起行軍和戰鬥：巴伐利亞人組成第一、第二和第三軍團；第四軍團是弗朗科尼亞人；第五軍團是撒克遜人，由君王直接統率；第六和第七軍團由土瓦本人組成；第八軍團是1000名波希米亞人，擔任大軍的後衛。他們的力量在於紀律和英勇，再用謀略和迷信來加強，迷信在這種狀況下，才當得起高尚和有益的字眼。士兵用齋戒來淨化心靈，營地受到聖徒和殉教者遺骸的祝福，基督教的英雄掛起君士坦丁的佩劍，手裡握著查理曼無堅不摧的長矛，揮舞著聖莫裡斯的旗幟——莫裡斯曾經擔任底比斯軍團的長官。然而奧托最堅定的信心在於聖矛，其上鑲嵌著十字架的鐵釘，這件沾染基督寶血的遺物，是他的父親用戰爭的威脅和一個行省作為禮物，從勃艮第國王手裡強行索取來的。他們預期匈牙利人會出現在大軍的前面，匈牙利人卻秘密渡過萊希河——這條巴伐利亞的河流注入多瑙河——然後轉到基督徒大軍的後方，開始搶劫輜重行列，使得波希米亞和土瓦本的軍團一時為之大亂。弗朗科尼亞人恢復會戰的態勢，他們的公爵是英勇的康拉德，他精疲力竭後正在休息，卻被箭矢貫穿。撒克遜人在國王的親征下奮戰到底，他的勝利就功勳和重要性而言，超過近200年來所有將領所獲得的成果。

匈牙利人的損失主要在於人員的逃走而非作戰傷亡，四周有巴伐利亞的河流圍繞，他們過去的殘酷行為使他們喪失被寬恕的希望。3位被俘的王侯被吊死在拉蒂斯邦，為數甚眾的戰俘慘遭殺害或就此殘廢，逃亡的難民要是膽敢在自己的家鄉現身，就會被定罪以致終身窮困不堪而且備受羞辱。現在這個民族遭受挫折，已經表現出謙恭的態度，匈牙利最容易進入的關隘，都用壕溝和防壁來加強守備的力量。不幸的災難才會使人接受節制與和平的勸告，西方的強盜只有聽天由命展開洗心革面的生活。他們的下一代受到一位有見識君主的告誡(972 A.D.)，這塊肥沃的土地可以加倍生產各種農產品，經過交易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當地的種族有土耳其人和芬尼克人的血統，後來西徐亞人或斯拉夫尼亞人建立新殖民地，就與他們的後裔混雜起來，
[194]

 又從歐洲各國輸入數以千計最強壯和勤奮的俘虜。等到蓋薩與一位巴伐利亞的公主結縭以後，獲得日耳曼貴族的位階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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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薩的兒子被授予王室的頭銜，阿帕德家族統治匈牙利王國300年。但是生而自由的蠻族不會羨慕帝王的威嚴，人民維護他們不容剝奪的權利，可以推選、罷黜和懲處國家世襲的公僕。


 四、俄羅斯君主國的起源以及瓦蘭吉亞人的事跡(839—862 A.D.)

俄羅斯人這個名字
[196]

 在公元9世紀第一次出現(839 A.D.)，是由東部皇帝狄奧菲盧斯的一位使臣告訴查理曼大帝的兒子、西部皇帝劉易斯。俄羅斯的大公爵或稱台吉也可以稱為沙皇，派遣特使在希臘人的陪同下前往君士坦丁堡，漫長的旅程越過很多帶有敵意的民族所居留的地區，在回程時希望能夠避開危險，請求法蘭西國君通過海路將他們送返國門。經過密切的接觸可以看出祖先的起源：他們與瑞典人和諾曼人是同一血統，諾曼人這個名字讓法蘭西人感到討厭而又畏懼，難免擔心這些來自異鄉的俄羅斯人，不是和平的信差而是戰爭的探子。等到希臘人告別以後，俄羅斯人的行程受到延宕。劉易斯經過考量後，採取令人滿意的做法，為了兩個帝國的利益，他必須遵守待客之道而且要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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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的人民或者是君王源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歐洲北部國家的通史和編年史
[198]

 都有詳盡的說明，一致如此認定。

諾曼人突然在海上和軍事冒險行動大放異彩，不再為一層穿不透的黑暗所掩蓋。丹麥、瑞典和挪威這些地區廣大和人口眾多的國家，充滿各行其是的頭目和鋌而走險的亡命之徒，歎息著平時的倦怠，含笑面對痛苦的死亡。海盜生活是斯堪的納維亞年輕人的考驗、行業、榮譽和專長。他們沒有耐性留在陰冷的氣候和狹小的環境中，大家在一場歡宴中出發冒險，拿著武器，吹響起程的號角，登上船隻，前去探尋可以搶劫或居留的海岸。波羅的海是他們創立海上偉業最早的場地，他們巡視東部的沿岸地區，芬尼克人和斯拉夫尼亞人的部落在此興建無人知曉的居所。拉多加 湖早期原始的俄羅斯人用白貂皮當作貢金，送給這些外來的異鄉人，並且尊稱他們為瓦蘭吉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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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海盜。他們憑著佔據優勢的武器、紀律和名氣，博得當地土著的畏懼和崇敬。當地的俄羅斯人與內陸的野蠻人發生戰事時，這些瓦蘭吉亞人願意作為朋友或幫手提供服務，並逐漸通過選舉或征服獲得了值得保護的人民的統治權。瓦蘭吉亞人的暴政使他們遭到驅離，基於過去的英勇行為再度被召回，最後有位斯堪的納維亞的酋長留裡克，成為一個王朝的創始人(862 A.D.)，這個王朝的統治期限長達700年之久。留裡克的弟兄擴大他的影響力。他的戰友在俄羅斯的南部行省，倣傚服役和篡奪的先例，運用戰爭和暗殺這些司空見慣的方法，凝聚成一個強大君主國的架構。

只要留裡克的後裔仍被視為外國人和征服者，他們就會用瓦蘭吉亞人的武力進行統治，把產業和臣民分配給忠誠的衛隊隊長，而波羅的海海岸則會為他們提供源源不絕的冒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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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斯堪的納維亞的酋長在這片土地上生根茁壯以後，他們就與俄羅斯人的血統、宗教和語言摻雜在一起，首位瓦拉迪米爾的功績就是從這些外國的傭兵手裡拯救他的祖國。瓦蘭吉亞人擁戴他登上寶座，他的錢財難以滿足傭兵的需要，但是他們樂意聽從他的勸告，就是要尋找一位更為富有而不是更有感激之心的主子。他們應該乘船前往希臘，在那裡不是用白色貂皮，而是用絲和黃金來報答他們的服務。俄羅斯的君王同時也向拜占庭的盟友提出警告，對於北國個性衝動的後代，有的要遣散，有的可以僱用，給予他們酬勞的同時也要多方面加以約束。當時的作者曾經記載瓦蘭吉亞人被引入君士坦丁堡的情景以及他們的姓氏和性格。他們逐漸獲得信任和尊敬，地位也日益升高，整個團體集結在君士坦丁堡執行警衛的責任。他們的實力因人數眾多的隊伍的加入而得以增強，這些人都是來自圖勒之島的老鄉。

在當前封閉的情況之下，圖勒這個相當含糊的稱呼就是指英格蘭。新的瓦蘭吉亞人指的是英吉利人或丹麥人殖民地上的居民，他們從諾曼征服者的高壓統治下逃走。朝聖漫遊和海上搶劫的習性使他們能夠接近地球上所有的國家，這些流亡無家可歸的人受到拜占庭宮廷接納，可以保有毫無瑕疵的忠誠，經過多少代的傳承直到帝國的終結，他們交談時仍使用丹麥語或英語。他們的肩上背著寬鋒面的雙刃戰斧，隨侍希臘皇帝前往寺廟、元老院和橢圓形競技場，他無論睡眠或用餐都在深受信任的衛士保護之下，皇宮、金庫和都城的鑰匙都交到瓦蘭吉亞人可靠而忠誠的手裡。
[201]




 五、俄羅斯人進犯君士坦丁堡的4次海上遠征(815—1043 A.D.)

在10世紀時，西徐亞的地理位置遠超過古代知識的範圍，俄羅斯的君主國在君士坦丁的地圖上，佔有面積廣大而又極為重要的地區。留裡克的兒子成為沃洛多米爾或莫斯科這個遼闊行省的主人，要是他們受到東方各旗的限制只能向一邊發展，那麼西邊的國界在最早的時代，就會擴展到波羅的海和普魯士人的國度。他們在北部的疆域已經拓展到北緯60度，包括整個極北樂土之區，居住著幻想中的怪物，籠罩永恆的黑暗濃霧。他們順著玻裡斯提尼斯河的水路前往南方，可以趨近黑海周邊地區的河流。在這個廣大空間裡居住或漫遊的部落，都聽命於同一個征服者，在不知不覺中融合成同一個民族。俄羅斯語是斯拉夫尼亞人的一種方言，但是這兩種語言的表達方式在10世紀時有很大的差異。由於斯拉夫尼亞人在南部人多勢大，可以推測出北部最早的俄羅斯人，雖然是瓦蘭吉亞人原來的臣民，應該算是芬尼克族的一支。隨著逐水草漫遊的部落在這裡遷移、聯合和分裂，西徐亞曠野無拘無束和一望無垠的景色不斷變換。

俄羅斯最古老的地圖在某些地點，仍舊保留原有的名字和位置，諾夫哥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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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基輔這兩個首都同時出現在君主國最早的時期。諾夫哥羅德當時還配不上地位崇高的名聲，也還不是漢薩同盟的成員，同盟可以傳播財富的潮流和自由的原則；基輔還沒有眾多的人民，到後來市容才變得雄偉壯觀，但要與君士坦丁堡相比仍顯不足，但是對於那些沒有見過愷撒居處的人來說，這個城市有300所教堂還是值得誇耀的。這兩個城市的起源不過是營地或市集，蠻族聚集在這些交通最方便的地點，舉行會議處理與戰爭或貿易有關的事務。這些會議可以促進社交的活動和商業的技巧，比如從南部行省輸入新品種的牛只。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從奧得河的河口到君士坦丁堡港灣，無論是海洋還是陸地，都瀰漫著通商貿易的進取精神。

在偶像崇拜和蠻荒未開化的時代，斯拉夫尼亞人的城市朱林，由於諾曼人經常來訪而變得非常富裕，他們謹慎經營一個購買和交換的自由商場，並且確保貿易的安全和便利。從這個位於奧得河入口的商港，海盜船或是商人航行43天可以抵達波羅的海東岸，距離最遙遠的民族就在這裡相會融合，據說庫爾蘭、神聖的樹叢裝飾著希臘人和西班人的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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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在大海和諾夫哥羅德之間發現一條很便利的通道：夏天通過一個海灣、一個湖泊和一條可通航的河流；冬季是平坦而堅硬的無邊無際的雪地。

俄羅斯人從城市的鄰近地區順著溪流下行到玻裡斯提尼斯河，他們將一棵樹做成獨木舟，裝上不同年紀的奴隸、不同種類的毛皮、從蜂巢裡取得的蠟和蜜、宰殺牲口製成的皮革，所有北國的產品在基輔的棧房裡收集和裝卸。6月通常是船隊起航的季節，獨木舟裝上長槳和坐板，成為比較結實和容量更大的小船，在進入玻裡斯提尼斯河以前沒有任何障礙，接著陸續就有7或13道石質山脊橫過河床，形成奔騰的急流。在水流比較淺的小型瀑布，船隻通過減輕負載以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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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落差很大的大瀑布無法通行，水手拖著他們的船隻，帶著奴隸，通過崎嶇的陸地走6英里路，在這極為勞累的行程中，成為曠野的強盜最容易搶奪的目標。到達瀑布下方的第一個島嶼，俄羅斯人為逢凶化吉而設宴慶祝，在靠近河口的第二個島嶼，他們修理損壞的船隻，因為黑海的航行不僅路途遙遠而且更加危險。要是他們沿著海岸行駛，就可以進入多瑙河；遇到順風，只要36或40小時就能抵達對岸的安納托利亞。君士坦丁堡同意北國的陌生人每年一度的來訪。俄羅斯人在固定的季節返回，帶著穀物、酒、油等大宗的貨物，以及希臘的產品和印度的香料。他們有些同胞居留在都城和行省，國家之間簽署協定，保護北國商賈的人身、家財和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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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人類的交通路線很快被人類利用進行彼此傷害：俄羅斯人在190年內，曾經4次想要搶劫君士坦丁堡的金銀財寶。發生的事件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是動機、工具和目標完全相似，全部採用海上遠征的方式。俄羅斯的船商在愷撒的城市見識到繁華的景象，享受到奢侈的生活，這些不可思議的故事和數量稀少的供應品，刺激了那些野蠻的老鄉產生難以滿足的慾望。那些在當地氣候之下無法出產的貨物使他們極為羨慕，那些因他們太懶無法模仿和太窮無力購買的工藝品使他們垂涎三尺。瓦蘭吉亞人的王侯打著海盜的旗幟展開冒險活動，有些民族居住在北方的島嶼之上，遠在無邊無際的大洋之中，最英勇的士兵都從那裡被吸引過來。哥薩克的艦隊在9世紀恢復了過去海上的雄風，從玻裡斯提尼斯河出發，為了達成同樣的目的，航行經過同樣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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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人把單一的獨木舟叫作monoxyla，也可以用來形容俄羅斯船隻的船底。他們在很長一根山毛櫸或柳樹的樹幹上面挖出船的形狀，在脆弱和狹小的基部兩邊裝上木板，並不斷拼接，一直達到60英尺的長度和12英尺的高度。這種船不需要建造甲板，但是有兩個舵和一根桅桿，航行靠著帆和槳，可以容納40人到70人，以及他們的武器，還有淡水和鹹魚等給養。

俄羅斯人第一次的考驗是製造200艘小船，但是要對抗君士坦丁堡，那這支民族武力可能需要1000到1200艘船隻。他們的船隊並不比阿伽門農的皇家水師差太多，只是在某些畏懼的人看來，卻將原有的實力和數量誇大10到15倍。希臘的皇帝要是能夠未卜先知並預先防範，就應該在玻裡斯提尼斯河口派駐一支海上部隊。他們的怠惰使得他們放棄了安納托利亞海岸，任憑海盜式的戰爭在那裡肆虐。經過600年的平靜以後，黑海地區再度遭受蹂躪。長久以來只有首都受到關切，對於一個遙遠行省的痛苦，君王和歷史學家並不放在心上。這輪猛攻沿著海岸從發西斯河與特拉布宗橫掃而過，最後闖入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在這段15英里長的水道裡，俄羅斯人粗製濫造的船隻，應該會被技術高超的敵手所阻止或摧毀。

基輔的王侯指揮了第一次的冒險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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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 A.D.)，他們趁著狄奧菲盧斯的兒子米凱爾三世離開都城，毫無阻攔通過海峽，佔領君士坦丁堡的港口。米凱爾三世歷經險阻艱辛，在皇宮階梯的下面登陸，立即趕赴聖母瑪利亞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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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教長的建議，將聖母的衣服這個極為寶貴的遺物，從聖所捧出來浸泡在海裡。一陣及時發生的暴風雨，逼得俄羅斯人不得不撤離，這要很虔誠地歸功於上帝之母的拯救。

留裡克之子的監護人奧列格發起第二次的襲擊(904 A.D.)，希臘人保持緘默，讓人對事實的真相產生懷疑，至少對這件事的重要性無法苟同。防守的兵力和工事形成堅固的障礙，保衛著博斯普魯斯海峽，俄羅斯人採用權宜之計，將船隻拖過狹窄的陸地，使希臘人的作為全部落空。在官方的編年史上記載這個很簡單的作戰方式，形容為好像刮起一陣強烈的狂風，使俄羅斯人的船隊能順著風在乾燥的陸地滑行。

第三次用兵(941 A.D.)的首領是留裡克之子伊戈爾，他趁著帝國的水師全部用來對抗薩拉森人，實力衰弱自顧不暇之際，發起襲擊。然而只要能激起全民的勇氣，防禦的工具就不致匱乏，15艘破舊不堪的戰船勇敢起航前去迎擊敵軍，並不像通常那樣在船首裝設單管的希臘火，而是在每艘船的兩舷和船尾，充分供應液體的易燃物質。工程人員的技術非常熟練，天候的狀況也相當有利，數以千計的俄羅斯人跳到海裡，寧可在水中淹斃也不願被火燒死。這些人游上色雷斯的海岸，慘遭農夫和士兵毫不留情的屠殺。還是有三分之一的獨木舟逃到淺水區域得以倖存。伊戈爾在次年春天再次準備動手，不僅要恢復聲譽，還要報仇雪恥。經過一段長期的和平以後，伊戈爾的曾孫雅羅斯勞斯又打算進行一次海上入侵(1043 A.D.)。他的兒子所指揮的船隊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入口，同樣被全力施為的火攻打得潰不成軍。希臘人的前鋒莽撞追擊，被敵人佔據優勢的船隻和人員圍殲而無還手之力，他們準備的希臘火可能已經消耗殆盡，有24艘戰船被奪走、擊沉或是焚燬。

然而俄羅斯戰爭的威脅或災禍經常會發生轉變，條約所發生的作用大於武力。在這些海上的敵對行動中，所有不利的因素都在希臘人這邊，諸如野蠻的敵人毫無惻隱之心；打贏俄羅斯這個極端貧窮的國家也得不到戰利品；他們撤退到無法進入的地區，使勝利者失去報復的希望；同時帝國的傲慢和虛弱，遷就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那就是任何人與蠻族打交道無論得失都毫無榮譽可言。為了簽訂和平條約，最初他們的開價很高，使希臘人無法接受：船隊每名士兵和水手要3磅黃金。俄羅斯的少壯派堅持原來征服和榮譽的計劃，但德高望重的老成派提出溫和的主張。他們說道：

對於愷撒慷慨的還價要感到滿足，能夠獲得黃金、白銀、絲綢和所有渴望的物品，無須經過一番戰鬥豈不是更好？難道我們可以保證獲得勝利？難道我們能與大海締結一份條約？我們並不是在陸地上戰鬥，只要漂浮在深邃的水面，死神就在我們的頭頂不停飛翔。

這些北方的船隊在記憶之中像是自極圈從天而降，帶來的驚駭給皇家的城市留下深刻的印象。無論哪個階層的人士在閒聊之中，全都異口同聲斷言而且相信，陶魯斯的廣場有一座騎馬銅像，上面很秘密地刻著一段預言，在最後的日子裡，俄羅斯人如何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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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一支俄羅斯的大軍，沒有從玻裡斯提尼斯河出航，而是繞過歐洲大陸，土耳其的首都遭到分遣艦隊的威脅，每一艘強大和高聳的戰艦可以用航海的技術和犀利的炮火擊沉或打散100艘他們祖先所使用的獨木舟。當前這一代或許可以看到預言成真，這種非常罕見的預言，敘述的風格非常清晰而且日期非常明確。


 六、斯瓦托斯勞斯的統治及其戰敗的始末(955—973 A.D.)

俄羅斯人在陸地沒有像在海洋那麼可畏，因為他們以步戰為主，西徐亞人各旗的騎兵部隊經常會將他們非正規的軍團衝散，或者將他們打得潰不成軍。然而他們的市鎮正在成長，無論防務是多麼微弱和不夠完善，總可以為臣民提供庇護，也可以阻擋敵人的進軍。基輔的君主國在發生致命的分裂之前，始終保有北部地區的統治權，從伏爾加河到多瑙河之間所有的民族，不是降服於斯瓦托斯勞斯
[210]

 的武力，就是被他擊退。斯瓦托斯勞斯是伊戈爾的兒子，伊戈爾是奧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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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兒子，奧列格是留裡克的兒子。斯瓦托斯勞斯的心靈和身體都很英勇，極為艱苦的軍旅生涯和蠻荒生活，使得意志和精神的力量更為強大。他通常裹著一塊熊皮睡在地上，頭枕著馬鞍，飲食粗糙而又節儉，就像荷馬筆下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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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吃的肉(通常是馬肉)放在炭火上炙烤。他的軍隊經由戰爭的訓練和演習，能夠保持穩定的耐力和嚴肅的紀律，我們可以假定士兵不允許過著比酋長更為奢侈的生活。

希臘皇帝尼西弗魯斯二世派出使臣帶著1500磅黃金作為禮物，放在斯瓦托斯勞斯的腳前，作為請他遠征保加利亞的經費或是為了酬謝他的辛勞。於是斯瓦托斯勞斯集結了一支6萬人的軍隊登船出發，從玻裡斯提尼斯河航向多瑙河，在梅西亞的海岸登陸，突然遭遇對方發生激戰，俄羅斯人的刀劍勝過保加利亞騎兵的弓箭。戰敗的國王喪失性命，他的子女成為俘虜，一直到海姆斯山為止的國土都遭到北方的侵略者佔領或蹂躪。然而瓦蘭吉亞的君王並沒有放棄他的獵物和履行他的承諾，所以他不願守約撤走而是大舉進兵，要是他的野心能夠獲得成功，帝國的政治中樞在很早的時期，就會遷移到更為溫暖和收穫豐碩的地區。

斯瓦托斯勞斯不僅享用也瞭解這個新位置的利益，靠著交換或掠奪可以獲得世上各種物產。便利的海上交通可以從俄羅斯運出毛皮、蠟和蜂蜜這些當地的商品，匈牙利供應血統優良的馬匹和來自西方的掠奪物，希臘的金、銀和外國的奢侈品極為豐富，他們很窮，所以對這些東西裝出不屑一顧的神色。帕特齊納克特人、科扎爾斯人和土耳其人的隊伍，都趕赴勝利的旗幟之下。尼西弗魯斯二世的使臣背叛了托付給他的任務，自己想要登基稱帝，答應與他的新盟友分享東部世界的財富。俄羅斯的君王從多瑙河進軍，一直趕到哈德良堡。皇帝發出一份正式的照會，要求他撤離羅馬的行省，受到他的輕視與拒絕，斯瓦托斯勞斯非常凶狠地答覆：君士坦丁堡很快會看到一個敵人和一個新統治者。

尼西弗魯斯二世引狼入室，現在已經無法趕走狼，他的寶座和妻子都為約翰·齊米塞斯所接收。這位約翰一世的身材矮小，卻具有英雄人物的精神和能力。他的部將贏得第一場會戰的勝利，使俄羅斯失去外國盟邦，他們有2萬人不是死於刀劍之下，就是激起叛變的行為，或是受到引誘而逃亡在外。色雷斯獲得解救，卻仍舊有7萬名全副武裝的蠻族整裝待發。齊米塞斯新近完成敘利亞的征服並將軍團召回，準備到了春天就打著勝利君主的旗幟進軍，他公開宣佈自己是保加利亞人的朋友，要為他們的受害報仇雪恨。海姆斯山的關隘根本無人防守，他們立即加以佔領，羅馬人的前鋒要列陣贏取不朽的名聲(以模仿波斯人的風格而自豪)。皇帝率領的主力有10500名步兵，其餘的部隊隨著輜重和軍事工程的縱列，行進的速度緩慢而且戒備森嚴。

齊米塞斯旗開得勝，在兩天之內奪取梅西亞諾波裡斯亦稱佩裡斯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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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進攻的號角響起，士兵架起雲梯爬上城牆，8500名俄羅斯人死於刀劍之下。保加利亞國王的兒子從備受羞辱的監禁中被解救出來，被授予有名無實的冠冕。斯瓦托斯勞斯再度遭受重大的損失，退守多瑙河岸邊堅固的據點德裡斯特拉，敵人交替運用快速和緩慢的部隊在後面追擊。拜占庭的戰船溯多瑙河而上，軍團完成對壘線的作業，俄羅斯君王被包圍在加強工事的營地和城市之中，要忍受攻擊和饑饉帶來的痛苦。無論是士兵奮不顧身的英勇行為，還是部隊負隅頑抗的出擊行動，都沒有辦法使斯瓦托斯勞斯脫離困境，經過65天的圍攻以後，氣數已盡，只得屈服。通過勝利者寬大的條件可以見識到其審慎的作風，齊米塞斯不僅欽佩他的英勇，對於一個無法征服的心靈，也顧慮他會發起孤注一擲的反撲。

俄羅斯的大公爵願意約束自己的行為，立下莊嚴的誓言要放棄所有敵對的企圖。皇帝開放一條安全的通路讓他歸國，恢復貿易和航行的自由，他的士兵每人發給一斗的糧食，從2.2萬斗的分配量，可以證實蠻族的損失和殘餘的人員。經過一段痛苦的航程，他們再度抵達玻裡斯提尼斯河的河口，但是給養已經耗盡，天候非常惡劣，要在冰天雪地的狀況下度過寒冬。就在他開始出發之前，斯瓦托斯勞斯受到鄰近部落的襲擊和壓迫，希臘人始終在幕後與這些部落保持長久而有效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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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米塞斯班師回朝的狀況有天壤之別，就像古羅馬的救星卡米盧斯和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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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都城盛大的歡迎。但信仰虔誠的皇帝把勝利的功勞歸於上帝之母，聖母瑪利亞抱著聖嬰的畫像被放在一輛凱旋式的戰車上，裝飾著各式各樣的戰利品和保加利亞皇室的紋章旗幟。齊米塞斯跨鞍顧盼策馬進入都城，頭上戴著皇帝的冠冕，手裡拿著勝利的桂冠，君士坦丁堡在驚訝之餘讚頌統治者的武德和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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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俄羅斯人的皈依和基督教向北部地區的發展(800—1100 A.D.)

佛提烏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長，傳教的抱負與求知的慾望在他而言倒是不分軒輊，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希臘的教會，對於俄羅斯人的皈依都感到極為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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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凶狠殘忍的蠻族為理性和宗教的言論所說服，承認耶穌是他們的神，傳教士是他們的導師，羅馬人是他們的朋友和兄弟。然而基督教的勝利只是曇花一現，而且時機尚未成熟。這些俄羅斯酋長在海盜的冒險生涯中，難免會有各種不同的機遇，也有人會浸入水中接受洗禮。一位主教使用都主教的名義，可能在基輔的教堂為奴隸和土著的會眾奉行聖事。但福音的種子撒布在貧瘠的土壤，背教者日多而皈依者日少，等到奧爾加的受洗才開創了俄羅斯的基督教新紀元。這名身世卑賤的女性不僅為她的丈夫伊戈爾之死報仇，也掌握了他所遺留的權杖，她擁有積極主動的德性，博得蠻族的敬畏和服從。趁著國內外一片安寧的時刻，她從基輔航向君士坦丁堡，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圖斯詳細敘述了在都城和皇宮接待她的儀式和禮節。所有的程序、名銜、商談、宴會和禮物都要極度地配合，以滿足這位陌生來客的虛榮心理，使她尊敬羅馬皇帝高高在上的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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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洗禮的聖事儀式中，她接受海倫娜女皇這個廣受尊敬的名字。她的叔父、2名通事、16名高階和18名低階的侍女、22名僕從或家臣以及44名俄羅斯商人，都先於她舉行儀式或隨著改變信仰，這些人組成了奧爾加大公爵夫人的隨從隊伍。

海倫娜回到基輔和諾夫哥羅德以後，用堅定的態度支持新的宗教，但她努力傳播福音卻沒有獲得成功的榮冠，無論是她的家族還是國家，仍用頑梗不化或漠不關心的態度，繼續信奉祖先的神明。她的兒子斯瓦托斯勞斯擔心改信會引來譏諷和嘲笑，她的孫兒沃洛多米爾表現出年輕人的熱誠，要倣傚古人修飾古代傳統的宗教紀念物。北國還是要用活人獻祭來邀寵那些野蠻的神祇，在選擇犧牲時，寧願要一個本國人而不是外鄉人，基督徒比偶像崇拜者更為合適。父親要保護兒子免於祭司的殺害，在狂熱信徒的暴怒中也遭到同樣的命運。虔誠的奧爾加所給予的教導和榜樣，在君王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深刻而神秘的印象，希臘的傳教士繼續講道、爭論和施洗。俄羅斯的使臣或商人將君士坦丁堡文雅的迷信活動，與森林深處的偶像崇拜做一下比較，他們帶著羨慕和欽佩的情緒注視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圓頂、聖徒和殉道者鮮明的畫像、裝飾華麗和莊嚴肅穆的祭壇、人數眾多而又穿著法衣的僧侶、排場盛大和秩序井然的儀式。他們在虔誠靜肅與和諧聖歌交互進行之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要讓他們相信每天都有一隊天使組成的唱詩班，從天國下凡加入虔誠的基督徒之中，這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不過真正決定或加速沃洛多米爾的皈依的事情，在於他渴望迎娶一位羅馬的新娘。就在赫爾松這座城市，基督教的主教同時主持受洗和結婚的儀式。沃洛多米爾把這個城市歸還給新娘的兄弟巴西爾二世，但據說青銅的城門被拆下來運到諾夫哥羅德，裝設在第一所教堂的門口，作為他在信仰的戰場獲勝的紀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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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達專橫的命令，把雷神佩倫的雕像拖過基輔的街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對這位神明敬畏有加。12名強壯的蠻族用木棍將神像打成稀爛，再憤慨地拋進玻裡斯提尼斯河的水流之中。沃洛多米爾公開宣佈他的諭令，任何人拒絕受洗的儀式就是上帝和君王的敵人，絕不寬恕。數以千計聽命的俄羅斯人立即來到河裡來接受洗禮，真是人滿為患，對於大公爵和貴族階層所接受的教義，不僅是真理而且非常卓越，俄羅斯人加以默認。異教的遺跡到下一個世代全部絕滅，但沃洛多米爾的兩個兄弟過世時尚未受洗，他們的遺骸從墳墓裡被挖出來，經過不合常規的聖事和儀式後，亡故者獲得神聖的令名。

基督紀元9—11世紀，福音和教會的統治擴展到保加利亞、匈牙利、波希米亞、薩克森、丹麥、挪威、瑞典、波蘭和俄羅斯。使徒的宗教狂熱所獲得的勝利，重現了基督教的墮落時代。歐洲的北部和東部地區全部聽命於一種宗教，這種宗教與原來當地土著的偶像崇拜，主要的差異是在理論，實際的形式上並沒有多大不同。日耳曼和希臘的僧侶激起值得讚譽的抱負，拜訪蠻族的帳幕和木屋。早期傳教士擁有的一切只是貧窮、困苦和危險，他們心懷積極進取和誨人不倦的勇氣，他們的動機是純潔無私和充滿善意的，他們將良心的寧靜和感恩人民對他們的尊敬當作最好的報酬。但是他們辛勤工作所得到的豐碩收穫，為後續時代的高級教士所承受或享用，這些人不僅態度傲慢而且變得富有。最早的皈依不會用強制的手段，完全出於自動自發的行為，傳教士僅有的工具是聖潔的生活和說服的技巧。異教徒本土的神話和傳說，遇到外鄉人的奇跡和顯靈，就只有啞口無言。酋長出於虛榮和利益，保持著良好的脾氣。國家的領導人物受到禮遇，被授予國王和聖徒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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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把正教的信仰強加在臣民和鄰人的身上，認為這樣做是合法且虔誠的。從荷爾斯泰因到芬蘭灣這段波羅的海海岸，遭到十字架旗幟的入侵，到了14世紀才因立陶宛的改變信仰，而結束了偶像崇拜的時代。

然而必須用坦誠的態度承認真相所在，北部地區的改變信仰無論是對年代久遠還是新近入教的基督徒，全都帶來很多塵世的利益。戰爭的暴怒是人類與生俱有的情緒，福音書有關博愛與和平的教訓，也沒有辦法加以療傷止痛，正教君王的野心在每個時代都要恢復敵對意圖所造成的災禍。允許蠻族進入文明和宗教的社會，他們就會學習到寬恕他們的弟兄和耕種他們的產業，在諾曼人、匈牙利人和俄羅斯人從海洋和陸地發起的進犯之下，將歐洲從瀕臨毀滅的處境中解救出來。教士的影響力有助於建立法律和秩序，藝術和科學的基礎知識傳入地球上那些未開化的國家。俄羅斯君王出於寬厚的虔誠心理，允諾運用更為熟練的希臘人提供的服務，來裝飾他們的城市和教導他們的人民。基輔和諾夫哥羅德的教堂很粗糙地模仿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圓頂和圖畫，把神父的著作譯成斯拉夫尼亞的土語。300名貴族青年受到邀請或是被強迫，要到雅羅斯勞斯的學院來上課聽講。俄羅斯與君士坦丁堡的教會和政府有特殊的聯繫渠道，所以應該在早期就獲得了長足的進步，而且那個時代希臘人對於拉丁人的無知表示輕視的態度。

然而拜占庭這個國家奴性太深、孤立無援，正處於急速的衰退中。等到基輔沒落以後，玻裡斯提尼斯河的航行被人遺忘。沃洛多米爾和莫斯科的大君與海洋和基督教世界分離，分裂的君主國受到韃靼奴役制度可恥而盲目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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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的傳教士使斯拉夫尼亞和斯堪的納維亞王國改變信仰，使他們接受教皇在精神和世俗方面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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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有共同的語言和宗教，就會在相互之間與羅馬聯合起來，吸取歐洲共和國自由和博愛的精神，逐漸分享從西方世界升起的知識之光。


 第五十六章 意大利的薩拉森人、法蘭克人和希臘人 諾曼人開始侵襲及拓殖 阿普利亞公爵羅伯特·吉斯卡爾的作風和征戰 其弟羅傑解救西西里 羅伯特對抗東羅馬和西羅馬的皇帝獲勝 西西里國王羅傑進犯阿非利加和希臘 皇帝曼努埃爾一世 希臘人和諾曼人的戰爭 諾曼人的滅亡(840—1204 A.D.)


 一、薩拉森人、法蘭克人和希臘人在意大利的衝突(840—1017 A.D.)

世界上3個偉大的民族，希臘人、薩拉森人和法蘭克人在意大利這個舞台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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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的行省現在組成那不勒斯王國，過去大部分都隸屬於貝內文圖姆的倫巴第公爵和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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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戰爭中發揮強大的力量，有段時期還能抗拒天才橫溢的查理曼大帝；和平時期又非常慷慨大方，竟能在首都維持一個學院，裡面有32位哲學家和文法學家。興旺的國家後來分裂成貝內文托、薩勒諾和卡普阿3個相互敵對的公國，爭奪者不計後果的野心或報復竟然招來薩拉森人，導致祖傳的遺產面臨毀滅的命運。

在長達200年災難頻仍的時期，意大利連續受到重創，入侵者不可能用一次徹底的征服，獲得統一和安寧來治癒連年兵燹的創傷。薩拉森人不斷從巴勒莫的港口發兵，分遣艦隊幾乎年年都要出征；那不勒斯的基督徒存心縱容，讓阿非利加海岸整備更為強大的艦隊。甚至遠在安達盧西亞的阿拉伯人，有時也想利用這種態勢，以支持或打擊敵對教派的穆斯林。在人事急速變遷的過程中，一支新設置的伏擊隊伍隱藏在考地尼山谷的岔口，坎尼的原野再度遍灑阿非利加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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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的統治者又開始在卡普阿和他林敦實施攻防作戰。薩拉森人在巴裡建立一個殖民地，用來控制亞得裡亞海灣的進出門戶。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掠奪暴行激怒了兩位皇帝，促使他們採取聯合的行動。

馬其頓的巴西爾一世和劉易斯締結攻勢同盟，相互提供支援以彌補對方之不足，這種做法在巴西爾來說是他們民族中第一人，尤其劉易斯還是查理曼大帝的曾孫。拜占庭的君主要是將長駐亞洲的部隊調往意大利戰區，這是極為不智的措施。如果他那具有優勢的水師無法佔領海灣的入口，拉丁人的兵力就不足以達成任務。巴裡的要塞被法蘭克人的步兵以及希臘人的騎兵和艦隊包圍得水洩不通，阿拉伯的埃米爾在經過4年的守備以後，接受寬大的條件向仁慈的劉易斯投降(871 A.D.)，是他親自指揮了這次圍攻作戰。重大的征戰依靠東部和西部的精誠合作獲得光輝的成就，短暫的和睦很快為猜忌和傲慢的相互指責和抱怨所破壞。希臘人把征服的功勞和勝利的榮譽歸於自己，過分誇大軍隊的實力，對於卡洛林君王麾下人數有限的蠻族，肆意嘲笑他們的放縱和怠惰。查理曼的曾孫用氣憤的口吻非常得體地回答，他說道：

我們承認你們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你們的軍隊多得像夏季遮天掩日的蝗蟲，成群結隊扇動著翅翼，飛不多遠就力盡降到地面。你們就像那些昆蟲一樣軟弱，甫一接觸就敗下陣來，完全是為自己的怯懦所擊退，不僅趕快離開戰場向後溜走，還要趁機到斯拉夫尼亞的海岸，傷害並搶劫基督徒的臣民。我們的人數是不多，為什麼會這樣呢？那是遲遲不見你們到來，使我心情煩躁遣散了大多數人員，只留下一隊精選的勇士，繼續維持城市的封鎖。如果他們面對危險和死亡還能盡情享受友好的盛宴，難道這些盛宴會降低他們從事冒險行動的熱情嗎？你們總不能說是靠著齋戒攻下巴裡的城牆吧？這些勇敢的法蘭克人儘管因凋殘和疲勞而人數大減，難道不是他們攔截並擊敗了3個勢力中最強大的阿拉伯埃米爾嗎？豈不是這些敵人的作戰失利迅速導致這座城市的陷落？巴裡現在已經攻克，他林敦正在心驚膽寒，卡拉布裡亞即將獲得解救。如果我們能控制海洋，就可以從不信主的人手裡奪回西西里。老弟(生性虛榮的希臘人對這種稱呼極為反感)，要加快海上的增援行動，尊重盟友的協調合作，不要理會奉承的吹牛拍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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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的逝世和加洛林王朝的衰亡，很快使得他那崇高的希望全部落空，不論是誰真正值得享有攻克巴裡的榮譽，最後還是希臘皇帝巴西爾和他的兒子利奧獲得全部的好處。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的意大利人受到說服或是出於被迫，全都承認這兩位君王具有無上的權威(890 A.D.)。一條理想的分界線從伽爾伽努斯山劃到薩勒諾灣，把那不勒斯王國大部分領土置於東部帝國的主權之下。在那條分界線之外，阿爾馬菲和那不勒斯的公爵或共和國從未喪失志願效忠的身份，以能夠成為合法君王的鄰國而感到得意，尤其是阿爾馬菲把亞洲的原料和產品供應歐洲而發了大財。貝內文托、薩勒諾和卡普阿的倫巴第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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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情願被分隔在拉丁世界的共榮圈之外，經常違背臣服和進貢的誓言。

巴裡成為新的倫巴第軍區或行省的都城，不僅地位提高而且更為富裕。大公的頭銜以及後來「卡塔潘」這個特殊的稱呼，是指擁有最高權力的總督，教會和國家的策略方針以從屬於君士坦丁堡的皇權為基本的模式。但只要權杖的歸屬受到意大利王侯的質疑，他們的努力就顯得十分無力甚至適得其反。希臘人不是阻擋就是規避那些打著奧托皇家旗號從阿爾卑斯山衝下來的日耳曼大軍。奧托一世是最偉大的撒克遜君王，被迫放棄對巴裡的圍攻作戰；另外一位是奧托三世，他在喪失最頑強的主教和男爵以後，逃離克雷托納血腥的戰場(983 A.D.)，沒有被俘還能保住一點顏面。

薩拉森人在那一天的戰爭中真是英勇萬分，法蘭克人陷入不利的態勢。拜占庭的艦隊倒是能把這些海盜船從意大利的城堡和海岸趕走，但是對於利益的追求要勝過迷信或憤恨的情緒，因為是埃及的哈里發運送4萬名穆斯林前來幫助基督徒的盟友。巴西爾的繼承人更是沾沾自喜信以為真，以為征服倫巴第毫無問題，獲得成功完全是因為法律的公正、大臣的德行和民眾的感激，能將意大利人從無政府的混亂和壓迫中解救出來。連續發生的叛亂行動可能使君士坦丁堡的宮廷對事實真相略知底細，那些吹牛拍馬的幸臣所製造的假象，很容易就被諾曼冒險勇士的成功所驅散。

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的人事變遷真是滄海桑田，畢達哥拉斯時代和基督紀元10世紀，這兩者出現令人極為傷感的對比。想當年在前面這個時期，大希臘(當時一般人的稱呼)的海岸佈滿自由而富裕的城市，這些城市裡居住著士兵、藝術家和哲學家，他林敦、西巴裡斯或克雷托納的軍事實力不亞於一個強大的王國。等到了後面這個朝代，一度繁榮的行省被無知的陰雲所籠罩，暴虐的政治帶來社會的貧困，蠻族的戰爭造成人口的減少。當時有位人士提到，很大一部分美好的地區像是經歷過大洪水，變得滿目瘡痍不勝荒涼，我們也不能說他是誇大其詞。從阿拉伯人、法蘭克人和希臘人在意大利南部地區的敵對行動中，我挑出二三件軼事來說明這些民族的特性。

其一，薩拉森人將褻瀆和搶劫修道院及教堂視為一種樂趣。在圍攻薩勒諾期間(873 A.D.)，一位穆斯林酋長將床鋪架在聖餐桌上，每天晚上要在祭壇上玷污一位基督教修女的童貞。當他正與抗拒不從的淑女扭斗的時候，房頂一根橫樑正巧落下來砸在他的頭上，發洩獸慾的酋長死於基督的憤怒，上帝終於被忠實的配偶為保衛自己的貞潔所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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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薩拉森人圍攻貝內文圖姆和卡普阿這兩個城市(874 A.D.)，倫巴第人向查理曼的繼承人求援卻毫無結果，只有轉向希臘皇帝請求他大發慈悲給予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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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勇敢的市民從城牆上面吊下去，越過壕溝完成所負的使命，他帶著好消息回來時，落入蠻族的手裡。薩拉森人逼他要為他們的陣營效力，去欺騙自己的同胞，可以獲得財富和職位，同時很明確地告訴他，如果說出真話就會立即被處死。他假裝屈服願意從命，但是在被帶到一處防壁上面，基督徒可以聽到他的聲音時，他就高聲喊叫：「朋友們!弟兄們!不必害怕，要有耐心，守好我們的城市。我已經將目前艱困的處境面報我們的君王，馬上就有援軍來到。我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至，在這裡把我的妻子兒女托付給各位!」阿拉伯人的憤怒證明他的情報無誤，這位自願赴死的愛國者被上百根長矛刺穿身體。他將永遠活在偉大德性的記憶之中，但是諸如此類的故事從古到今不斷上演，使我們對慷慨犧牲的行為難免有所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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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這裡提到第三個意外事件，可能在戰爭的恐怖之中為我們帶來一些笑意。卡梅利諾和斯波萊托的狄奧巴爾德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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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貝內文圖姆的叛軍(930 A.D.)，惡意的殘酷手段與當代的英雄行徑完全背道而馳。他把俘獲的希臘人士或其他的黨派分子毫不留情地加以閹割，同時一個酷虐的笑話使得他的暴行更令人髮指：他希望為皇帝提供大批宦官，這可是拜占庭宮廷最珍貴的裝飾。有一座城堡的守軍在出擊中被打敗，俘虜照例要施以去勢的手術。然而獻祭的血腥行動為一名狂怒的婦女突然現身所打斷，她披頭散髮，臉上流著鮮血，不顧一切地大聲喊叫，使侯爵不得不傾聽她的申訴。她喊道：「偉大的英雄，你要用這種方式來發動對付婦女的戰爭嗎？何況我們這些婦女並未傷害過你，我們手上的武器只是紡桿和織機。」狄奧巴爾德否認她的指責，提出反駁說是自從亞馬遜女戰士以後，還沒有聽過有人發起對付婦女的戰爭。她瘋狂地大叫道：

那麼現在你已經對婦女發起直接的攻擊了!你要把我們的丈夫最珍貴的東西割去，那是女人獲得幸福的泉源和未來子孫的希望，難道不是針對最重要的部分對我們動手嗎？你可以搶劫我們的牛羊牲口，我都可以默默接受；但是閹割會產生致命的傷害和無法挽回的損失，使我實在忍無可忍，要向天國和人世懇求還我一個公道。

她的雄辯獲得讚揚不絕的笑聲，殘暴而冷酷的法蘭克人被她絕望的呼籲所感動，雖然她的說法很可笑但有幾分道理。他們釋放俘虜，並且發還她的家產。當她感到心滿意足回到城堡時，一名使者趕上來代表狄奧巴爾德問她，如果她的丈夫再次拿起武器作亂，那應該施以哪種刑罰呢？她毫不遲疑地回答道：

要是再犯下這種罪行得到不幸的下場，那麼他還有眼睛、鼻子和四肢，這些都屬於他自己的東西，可以拿來為個人的犯行償罪。但是專屬於他的妻室的合法財產，就請主上高抬貴手不要拿走吧。


 二、諾曼人在意大利的興起和在西西里的行動(1016—1043 A.D.)

諾曼人建立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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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帶有非常浪漫的色彩，產生的結果對意大利和東部帝國更重要。希臘人、倫巴第人和薩拉森人的行省都已殘破不堪，等於敞開大門任憑侵略者蹂躪，斯堪的納維亞的海盜具有冒險精神，正在襲擾每一塊海域和陸地。經過長時期任意掠奪和殺戮以後，法蘭西的諾曼人接受、佔領並且命名一塊美好而富饒的區域。他們拋棄自己的神明，皈依上帝成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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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曼底的公爵自認為是查理曼和卡佩繼承人的諸侯。他們從挪威冰雪覆蓋的山嶺帶來凶狠野性，在比較溫暖的氣候中，並沒有任意妄為，反而知道克制。羅洛的戰友在不知不覺中與當地人融合在一起，他們接受了法蘭西民族的習俗、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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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豪邁的氣概。

在一個崇尚武德的時代，諾曼人可能在勇敢和光榮的戰績方面獨佔鰲頭。當時流行的迷信行為，使他們熱衷於到羅馬、意大利和聖地朝聖。在這種積極的宗教活動中，心靈和肉體經過鍛煉受到鼓舞，冒險是一種刺激，大開眼界是獻身的報酬，面對眼前的世界總是充滿驚訝、輕信和充滿野心的希望。他們為相互救助和防護而結成聯盟，那些垂涎朝聖者行囊的阿爾卑斯山強盜，經常受到全副武裝勇士的懲罰。諾曼人有一次前往阿普利亞的伽爾伽努斯山洞窟去朝拜，這裡因米迦勒大天使的顯靈而封為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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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上遇到一個希臘裝束的陌生人與他們交談，很快發現他是一個叛徒和逃亡者，是希臘帝國不共戴天的仇敵。他的名字叫梅洛，是巴裡出身高貴的市民，在一次叛亂沒有成功以後，被迫離家去尋找新的同盟和為祖國報仇雪恨。外貌英勇的諾曼人重新燃起他的希望，重振他的信心。他們聽取這個愛國人士的傾訴和所開出的條件，他不僅保證讓他們獲得錢財的報酬，而且表明這是主持正義的行為，可以把那塊受到暴君壓迫的富裕之鄉，當成勇士可以取而代之的遺產。

等到諾曼人回到諾曼底以後，引起大家的興趣擬訂了一個冒險的計劃，自由組織了一支兵力不多卻作戰英勇的隊伍，大膽前去解救阿普利亞。他們假裝成朝聖客，分為幾路通過阿爾卑斯山，一旦來到羅馬附近地區，他們受到巴裡領導人的迎接，供應貧窮的來客所需的兵器和馬匹，立即帶領他們進入戰場。第一次的接戰他們憑著勇敢佔到優勢，但是第二次的搏鬥還是敵不過兵力強大配有投射器具的希臘軍隊，面對憤怒的敵人只有向後撤退。命運乖戾的梅洛到日耳曼宮廷提出發兵的懇求，後來還是免不了喪失性命。諾曼人和追隨者被逐出故鄉和應許之地，在意大利的山林峽谷落草為寇，靠著搶劫過日子。卡普阿、貝內文圖姆、薩勒諾和那不勒斯的王侯發生內部爭執時，都要借重他們的武力給予協助。諾曼人有昂揚的精神和過人的技巧，總能讓他們所支持的一方獲得勝利，而且還能很小心地在這些王侯之間維持態勢的平衡，防止交戰的一方過於強大，使他們的援助失去重要性，從而減少從中所能獲得的利益。

諾曼人最早的庇護所是在坎帕尼亞沼澤深處一個防衛嚴密的營地，生性慷慨的那不勒斯公爵，很快為他們安排更為富足的永久居住地點。就在離他自己家園約8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加強守備力量的阿韋爾薩供他們使用，當作對抗卡普阿的一處要塞(1029 A.D.)。諾曼人享用那片豐饒土地的莊稼、水果、草地和樹林，獲得成功的消息每年吸引大批新來的朝聖客和士兵，窮人出於饑寒所迫，富人受到希望驅使，而勇敢和活躍的諾曼底的青年無法忍受安逸的生活，有追求名利的野心和抱負。阿韋爾薩打出獨立的旗幟，對於行省的逃犯以及流亡的人士，不論他們受到的統治公正或是不公正，都願提供避難所和奮鬥的勇氣。這些外來的加入者很快適應高盧殖民地的習俗和語言。諾曼人的頭一位領袖是雷努爾弗伯爵。從社會的起源來說，獲得卓越的位階是對特殊才華的報酬和證據。

自從阿拉伯人征服西西里以後，希臘皇帝急著想要光復那塊珍貴的領土，但是無論他們如何努力，都無法克服距離和海洋的阻礙。宮廷花費大量金錢來加強軍備，每次不過出現一絲勝利的曙光，接著便在拜占庭的編年史上增添新一頁的災難和羞恥。2萬名最精銳的部隊在一次遠征中全部損失殆盡，使得勝利的穆斯林嘲笑這個民族的政策：不僅把女人交給宦官看管，還把軍隊交給他們指揮。在經歷200年的統治以後，薩拉森人敗亡於本身的分裂。埃米爾不再承認突尼斯國王的權威，人民又揭竿而起反對埃米爾，各個城市的統治權被當地的酋長篡奪，連最低賤的叛徒所在的村莊或城堡都是獨立王國。在這種手足鬩牆的狀況下，較弱的一方要求與基督徒建立友好關係。

諾曼人在每次的冒險行動中，都表現得機敏而有成效。500名武士或騎士，經過代理兼通譯阿爾杜因這名希臘人的徵召，在倫巴第總督馬尼阿西斯的麾下服役(1038 A.D.)。在他們登陸之前，對立的兩兄弟重歸於好，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又恢復了統一的局面，這座島嶼一直到最遠的海邊都有人防守。諾曼人擔任前鋒，墨西拿的阿拉伯人對這支從未交手過的敵人，現在知道他們的作戰是如何英勇。第二次的交鋒中，敘拉古的埃米爾被歐特維爾的威廉打下馬來，並且為他的長槊所貫穿。他那些驍勇的戰友在第三次接戰中擊潰薩拉森人的6萬名主力部隊，留給希臘人的工作只是趁勢追擊。

這真是一次輝煌無比的勝利，但是在歷史學家的筆下，只能將一部分的功勞歸於諾曼人的長矛。無論如何，他們確實幫助馬尼西阿斯獲得勝利，能夠將13個城市和西西里大部分領土置於皇帝的統治之下。馬尼西阿斯在軍事方面的名聲，卻被忘恩負義和殘忍暴虐所玷污，在瓜分戰利品時，他竟然忘掉勇敢的協防軍所立下的汗馬功勞。無論諾曼人是貪婪還是高傲，都無法忍受如此受到歧視的待遇。他們經由通譯表達不滿，結果發出的抱怨無人理會，通譯遭到鞭打。受到傷害的是通譯，他們卻覺得屈辱和憤怒。諾曼人只有裝出聽天由命的樣子，等到獲得或偷偷得到安全通往意大利大陸的航路，在阿韋爾薩的弟兄對他們的憤怒表示同情之下，很快侵入並攻佔了阿普利亞行省，作為那筆欠債的補償。

在第一次遷徙行動之後的20多年裡，諾曼人參加戰鬥的不過是700名騎士和500名步卒；等到拜占庭的軍團從西西里戰爭中被召回，兵力增加到6萬人。諾曼人先鋒讓大家選擇，是戰鬥還是撤退，全體一致的呼聲是「打下去」。有名最凶狠的戰士一拳就將希臘信差的馬打得趴在地上，只有換一匹馬打發他趕快離開。這一公開的侮辱事件沒有讓帝國的部隊知道。然而在接下去的兩次會戰中，他們就見識到敵手的厲害。亞洲人在坎尼的平原上遇到法蘭西的亡命之徒只有逃走，倫巴第公爵成為階下之囚，阿普利亞人默認新的統治者，只有巴裡、奧特朗托、布倫迪西烏斯和他林敦在希臘人的劫數中倖免於難。諾曼人建立政權可以從此時算起，很快併吞新開拓的阿佛沙殖民地。他們依據年資、出身和功績投票選出12位伯爵，每個特定地區的貢金全部歸他們支配，優先於手下的家臣在自己的領地上建造一座城堡。墨爾菲處於行省的中央位置，保留一塊公共居住區作為共和國的都會和要塞。12位伯爵每人配給一所住宅和劃分的區域，軍國大事由這個軍事元老院負責處理。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是他們的統帥和將領，被授予阿普利亞伯爵的稱號，此一殊榮眾望所歸由「鐵臂」威廉獲得。要是按當時的說法，他是戰場上的猛獅、社交中的綿羊和會議裡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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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有位歷史學家是這個民族的一份子，對於同胞的表現有詳盡的描述。馬拉特拉說道：

諾曼人是一個狡猾靈巧而又睚眥必報的民族，善於辭令和重視掩飾是祖傳的性格。他們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刻意奉承他人，但是只要沒有法律加以約束，就會縱情於放蕩和淫亂的慾念。他們的諸侯裝模作樣贏得慷慨大方的讚美，人民在貪婪和揮霍之間奉行中庸之道，或者說是調和這兩個極端。他們渴求財富和權勢，輕視已經擁有的一切，嚮往那無法滿足的慾望。諾曼人喜愛武器和駿馬、華麗的衣飾以及狩獵和放鷹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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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緊急的情況之下，他們能夠發揮無比的耐力，忍受各種嚴酷的氣候以及勞累艱苦的軍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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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諾曼人在阿普利亞的統治和利奧九世的遠征(1046—1054 A.D.)

阿普利亞的諾曼人被夾在兩大帝國之間，而根據當時的策略，他們從日耳曼或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那裡接受封地。但是這些亡命之徒認為最可靠的權利是征服，他們從來不愛人也不相信人，所以也不為人所信任更不會為人所愛。君王對他們的藐視摻雜著畏懼，當地人不僅畏懼更混合著憎恨和憤怒。每種可以引起慾念的目標，像一匹馬、一名婦女或是一座花園，都能誘使這群異鄉人要盡快滿足掠奪的念頭。他們的酋長更是貪財好貨，為了掩人耳目，加上野心和榮譽這些好聽的名字而已。12位伯爵有時還結成一個奉行不義的小組織，內部的爭執多半是為了分配從人民那兒掠奪來的戰利品，威廉的德性隨著他的身亡一起埋進墳墓。他的弟弟和繼承人德羅戈善於領導統御，能夠發揮戰友的作戰能力，但是無法制止他們的為非作歹。

君士坦丁·摩諾馬克斯在位的時代，拜占庭宮廷出於政策而非仁慈，想要將意大利從不斷的苦難中解救出來，目前的狀況比陷入一群可惡的蠻族手裡更為嚴重。為了達成此一目標，梅洛的兒子阿吉魯斯被授予崇高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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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廣泛的使命。諾曼人懷念他的父親所以可能對他另眼相看，他獲得他們自願的效力平定馬尼西阿斯的叛亂，使他自己和公眾所受的傷害得到報復。君士坦丁九世的構想是要把這塊好戰的殖民地，從意大利的行省遷移到波斯的戰場，於是梅洛的兒子把希臘的黃金和製品，當作帝國的賞賜分發給那些首長。阿普利亞的征服者憑著他們的知識和精神，完全排斥這種奸詐的手法，一致拒絕接受他提供的獎賞或建議，不願放棄已經到手的利益，更不願到亞洲去追求遙不可及的希望。

阿吉魯斯鑒於說服的辦法已經無效，決定採取強迫的手段，必要時加以殲滅亦在所不惜。他懇求拉丁人出兵一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在教皇的協調之下，東部和西部的皇帝成立一個攻守同盟(1049—1054 A.D.)。利奧九世目前據有羅馬聖彼得的寶座，他是一個思想簡單的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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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性容易自欺欺人，德高望重的身份使得他可以用虔誠的名義，使任何與宗教不兼容的東西獲得神聖的性質。一個受到傷害的民族不斷抱怨和謾罵，使他的人道思想受到很大的影響，這批不信神的諾曼人早已停止支付什一稅，這些強盜對教會的譴責充耳不聞，這種褻瀆的行為大可以運用世俗的武力加以懲罰。利奧是位貴族出身的日耳曼人，與皇族有親屬關係，可以自由出入亨利三世的皇宮，獲得皇帝的信任。他為了尋求兵力和盟友，憑著一股宗教的熱忱從阿普利亞前往薩克森，再從易北河回到台伯河。在他進行作戰準備時，阿吉魯斯毫無顧忌地運用秘密的罪惡武器，一群諾曼人成為公眾或私人報復的犧牲品，英勇無敵的德羅戈在教堂被人謀殺。他的弟弟漢弗萊成為第三任阿普利亞伯爵，繼承他的精神和志向。兇手受到應得的懲罰，梅洛的兒子被擊潰也受了傷，帶著羞愧難安的神情逃離戰場，躲到巴裡城中，等待盟軍遲遲未到的救援。

君士坦丁九世的戰力因為與土耳其人會戰而分散，何況亨利不僅意志動搖而且優柔寡斷。教皇在越過阿爾卑斯山時也沒有帶來一支日耳曼大軍，只有一支由700名土瓦本人組成的衛隊和少數洛林的自願軍相隨。他從曼圖亞到貝內文圖姆的長途行軍中，一大群卑賤雜亂的意大利人來到神聖的旗幟之下，以致強盜和教士睡在一個帳篷裡，前面到處堆放著長矛和十字架。黷武好戰的聖徒下達命令進行行軍、安營和戰鬥時，不斷背誦年輕時所學習的經文。阿普利亞的諾曼人在戰場上僅能集結3000名騎兵和數量有限的步兵，背叛的當地人士攔截了他們的給養和退路，他們那從不知畏懼為何物的精神，一度為迷信的惶恐所制服。

當利奧帶著敵意到來，他們毫不猶疑地跪在屬靈的神父面前，一點都不會感到羞辱。但是教皇心硬如鐵，高大的日耳曼人嘲笑對手矮小的身材。這些諾曼人收到通知，處死或流放是他們僅有的選擇。他們不願逃走，很多人在3天裡沒有吃任何食物，大家情願戰死，覺得這更為痛快也更為光榮。他們登上奇維特拉的小丘，再兵分三路衝向在平原佈陣的教皇軍隊。阿韋爾薩的理查德伯爵和以吉斯卡爾之名聞名於世的羅伯特，分別率領左路和中路，對著烏合之眾的意大利人發起攻勢，很快衝破敵軍，把他們打得大敗並且乘勝追擊(公元1053年6月18日)。這些意大利人作戰毫無紀律也沒有經過訓練，一看狀況不對就趕緊逃走。只有漢弗萊伯爵率領右翼的騎兵，勇敢的精神接受到嚴格的考驗。一般認為日耳曼人在接戰時不善於運用戰馬和長矛的威力，進行步戰時就組成強大的方陣使敵軍無法攻破，他們雙手拿著長劍，對方無論是人、馬還是鎧甲，都無法抵擋這種武器的威力。在經過激烈的戰鬥之後，日耳曼人被前去追殺中途返回的部隊所包圍，全部在作戰隊列中戰死，受到敵手的尊敬，也滿足了諾曼人報復的慾望。

奇維特拉關起城門不讓逃走的教皇進城，這時教皇被虔誠的征服者追上，他們親吻他的腳請求祝福並且赦免罪惡的勝利。士兵看到基督的代理人在敵人和俘虜中間，我們可以推測他們的首領有策略的需要，也可能受到普遍存在的迷信思想的感染。這位善意的教皇靜下心來回顧往事，對於這樣多的基督徒犧牲性命也會產生悔恨之心，而且所有的事由全因他而起，難免感到自己是這些罪孽和醜行的始作俑者，更由於軍事行動的失敗，使他那不恰當的尚武精神受到普遍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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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帶著這種心情，願意傾聽並簽訂一份優惠示好的條約，撤銷了為奉行上帝的事業而大肆鼓吹的聯盟，並批准了諾曼人過去和未來一切征服的合法性。不管他們是用什麼方式篡奪的，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這幾個行省已經成為君士坦丁的捐贈和聖彼得遺產的一部分，教皇和亡命之徒的私相授受，使雙方都能各取所需。他們之間同意運用宗教和世俗的力量相互支持，後來又規定每塊耕地支付12便士的貢金或轉讓租金。自從進行此一重大的互惠措施以後，那不勒斯王國在700多年中一直是羅馬教廷的采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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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羅伯特·吉斯卡爾的家世、性格、抱負和成就(1020—1085 A.D.)

關於羅伯特·吉斯卡爾的出身，有人說是諾曼底的農民，也有人認為是諾曼底的公爵，前者出於一位希臘公主的倨傲和無知，後者是意大利臣民的無知和諂媚。他真正的家世是出自領主私下頒授的次級或中級貴族，屬於下諾曼底的庫唐斯教區一個valvassors或bannerets家族，歐特維爾城堡是感受光榮的政治中心。他的父親坦克理德在公爵的宮廷和軍隊裡頗有聲望，率領10名騎士在軍中服役。兩次門當戶對的婚姻給他留下了12個兒子，這些孩子都在家中由他的第二個妻子視同己出加以教育。然而一塊面積狹小的產業不足以維持人口眾多而又興旺的家庭，他們看到附近地區的貧窮和對立所引起的爭執，決心要從對外的戰爭中獲得可以傳之久遠的產業。留下兩個人使家族可以傳宗接代、看顧年邁的老父，其餘10個兄弟在成年以後相繼離開城堡，越過阿爾卑斯山到阿普利亞的軍營加入諾曼人的隊伍。年紀較大的兄長受到民族精神的激勵，他們的成就也鼓舞著年幼的弟弟，其中年長的3位是威廉、德羅戈和漢弗萊，有資格成為民族的領袖和新共和國的創始人。

他們的父親第二次婚姻生了7個兒子，其中以羅伯特的年齡最長，具有軍人和政要的英雄氣質，就是他的敵人也忍不住要加以讚美。他高大的身材在隊伍中間真是鶴立雞群，四肢長得強壯而又健美，直到暮年還一直保持精力充沛和令人起敬的形象。他的膚色紅潤，有寬闊的肩膀、長長的頭髮和亞麻顏色的鬍鬚，目光炯炯有神。他的聲音就像阿喀琉斯一樣響亮，在喧囂的戰場可以令人服從，也使敵人聞之油然而生畏懼之心。在騎士制度盛行的粗野時代，這種出眾的風格受到史家和詩人的注意，他們刻意描繪羅伯特可以同時右手舞劍，左手揮矛，且同樣熟練自如。他在奇維特拉會戰中曾經三度被打下馬來，在那令人難忘的一天結束時，兩軍的士兵全部一致評定他奪得勇者的桂冠。他有不受約束的雄心壯志，奠基在自我肯定具有卓越價值的覺悟，追求不朽的偉大事業過程中，從不考慮是否合乎正義的要求而稍有猶豫，也不會產生惻隱之心而有所動搖，雖然他並非不在意於個人的名聲，但考量採取公開或秘密手段時，永遠以當前的利益為依據。

「吉斯卡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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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稱呼專用於這位精通政治智慧的大師，只是現在成為偽裝和欺騙的同義詞，與之完全混淆在一起無法分別。阿普利亞的詩人讚美羅伯特比奧德賽更機智，比西塞羅更善辯。但他這種技巧被軍人的坦率外表掩蓋，在他氣運最好時，戰友感到他的待人熱忱和平易近人，即使他沉迷於新臣民所具有的偏見，卻盡量在穿著和言行方面加以偽裝，保持民族固有的古老風格。他用貪得無厭的手法攫取財富，也用慷慨豪邁的氣量大力施捨，從小過著貧窮的生活使他養成節儉的習慣，就連任何一個商人的收入也逃不過他的法眼。他的俘虜會受到緩慢而令人髮指的酷刑，迫使他們交出私藏的財寶。

根據希臘人的說法，他在離開諾曼底時只有5名騎士和30名步卒追隨在身邊，甚至有人認為這一人數規模也過於誇大了。他是歐特維爾的坦克雷德第六個兒子，裝成朝聖者越過阿爾卑斯山，從意大利的亡命之徒中招募第一支隊伍。他的兄弟和同胞瓜分了阿普利亞最富饒的土地，但彼此帶著警惕和貪婪之心看管到手的財產。這位志向遠大的青年被迫進入卡拉布裡亞的山區，最早的冒險行動是對付希臘人和當地的土著。我們很難分清楚這到底是英雄行為還是強盜行徑，像是襲擊一座城堡或是一所女修道院、設陷阱誘捕一名有錢的市民、搶劫附近的村莊去搜尋必要的糧食，這些不光彩的活動可以塑造和磨煉他的精神和體魄。許多來自諾曼底的自願者投效到他的陣營，那些卡拉布裡亞的農民在他的指揮之下也都成為諾曼人。

羅伯特的才華和財富日益增長，使他的兄長產生嫉妒之心，在一次短暫的爭吵以後，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行動受到限制。等到漢弗萊過世，留下幾個兒子，這些兒子的年齡過小無法發號施令，野心勃勃的監護人兼叔父將他們送到一處私人產業，吉斯卡爾獨自被擢升至高位，被尊為阿普利亞伯爵和共和國的將領。他在獲得更大的權力並擁有更多的軍隊之後，再度征服卡拉布裡亞，很快就開始渴望獲得居於同儕之上的職位。他犯下了某些搶劫或褻瀆的罪行，曾經被教皇逐出教門。但尼古拉二世很容易被說服：只有雙方不帶有成見才能恢復破裂的友誼；諾曼人是神聖教廷忠實的捍衛者；何況與一個君王建立同盟，總比與反覆無常的貴族政體結盟要可靠得多。墨爾菲召開有100位主教參加的宗教會議，伯爵中止了一次重要的冒險行動，特地前來保衛羅馬教皇的人身安全，還要推行他所頒布的敕令。尼古拉二世出於感激和策略的需要，將公爵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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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羅伯特和他的後裔，不僅是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成為他的封地，凡是依靠他的武力能從分裂的希臘人和不信上帝的薩拉森人那兒奪回的土地，無論是位於意大利還是西西里全都歸他所有。經過使徒的批准他可以合法擁有軍隊，但是對一個自由而又獲得勝利的民族而言，除非得到大家的同意，否則要想他們完全服從命令會很困難。吉斯卡爾對他的受封一事保密，直到他征服孔森扎和雷焦，接著在後續的戰役中獲得舉世的讚譽。他在勝利的時刻召集軍隊，要求諾曼人認同基督代理人的裁定，士兵興高采烈大聲歡呼稱他是勇敢的公爵(1060 A.D.)。那些原來與他處於同等地位的伯爵，帶著勉強的笑容和內心的憤恨，不得不宣誓對他永遠忠誠。

羅伯特經過這次的就職典禮以後，稱呼自己是「奉上帝和聖彼得的恩賜，阿普利亞、卡拉布裡亞和西西里公爵」，不過真正要名實相符，還得經過20年的努力。在這樣窄小的空間取得如此緩慢的進展，看來這個民族的首領無論就能力還是精神而論，都沒有什麼地方值得誇耀的，但是諾曼人的數量有限而且資源缺乏，他們的服役完全出於自願可以來去自如。公爵提出最大膽的計劃，在貴族會議的自由討論中有時會遭到否決，12位民選的伯爵暗中聯合起來反對他的權威，漢弗萊的幾個兒子對奸詐的叔父，要求主持正義並對他進行報復。吉斯卡爾靠著高明的策略和充沛的精力，揭露他們的陰謀也鎮壓叛亂的行動，對有罪的人處以死刑或流放，但是這種同室操戈的舉動，無謂地浪費了他的年華和民族的實力。羅伯特打敗了外族仇敵如希臘人、倫巴第人和薩拉森人以後，這些外族的殘部退守到海岸地區的防衛嚴密而又人口眾多的城市，不僅可以利用深溝高壘，而且他們精於防禦作戰。諾曼人慣於騎馬在戰場上戰鬥，要想達成原來的企圖，必須靠著長時間毫不鬆懈的努力才能獲得成功。

薩勒諾的抵抗持續了8個月，巴裡的圍攻或封鎖延續了4年之久。在這些軍事行動之中，諾曼人的公爵永遠處於前列最危險的位置，在最困苦的環境中總是能堅持到底。他強攻薩勒諾的碉堡，一塊巨石從防壁發射出來，砸毀他的一座投射機具，破裂的碎片擊傷他的胸部。就在巴利的城門前面，他住在一個破爛不堪的木屋(營舍)之中，臨時用干樹枝搭成，上面蓋著麥稈，坐落在非常危險的地點，無法抵擋來自四面八方的冬季的嚴寒和敵軍的長矛。

羅伯特在意大利征服的範圍，大致與18世紀那不勒斯王國的邊界相吻合，他用武力所統一的國家，沒有因700年的革命而造成分崩離析的局面。這個君主國的組成部分，包括原屬希臘的卡拉布裡亞和阿普利亞兩個行省、薩勒諾的倫巴第公國、阿爾馬菲共和國以及廣大而又古老的貝內文圖姆公國所屬的內陸地區。只有3個地區免於遵守臣屬地位的普通法，其中一個地區永久免除，另外兩個延到下個世紀的中葉。貝內文托這座城市和鄰近地區作為禮物或交換，早已從日耳曼皇帝轉移到羅馬教皇的手裡，雖然這塊聖地有時會受到侵犯，但看來聖彼得的名字，比起諾曼人的刀劍具有更大的威力。

最早建立的殖民地阿韋爾薩據有並管理整個卡普阿的城邦，使該城的王侯要在祖先的宮殿前面乞討麵包度日。那不勒斯公爵還有目前的都會地區，在拜占庭帝國的陰影籠罩下維持著民眾的自由。吉斯卡爾得到新的收穫以後，薩勒諾的學術和阿爾馬菲的貿易可能會引起讀者的好奇。

其一，對於深思博學的知識分子而言，法學是指最早建立的法規和財產權，神學或許為充分理解的宗教和理性所取代。然而無論是夷狄還是智者，同樣需要求助於醫藥，要是我們的疾病起於奢侈的生活的話，那麼在野蠻的社會中，鬥毆和傷害的事件會更為頻繁。希臘醫學的寶貴知識早已傳入阿非利加、西班牙和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殖民地。在和平與戰爭的交互作用之下，一星知識的火花在薩勒諾點燃，這座名城裡的男子誠實而女士美麗，對於學術極為珍視。黑暗時代的歐洲在這裡建立起第一座專門致力於醫療技術的學校，僧侶和主教的觀念也能接受這種有益於世人且能帶來利益的行業，大批家世顯赫和遙遠地區的病患紛紛邀請或是前來拜訪薩勒諾的醫生。這些專家學者都受到諾曼征服者的保護，吉斯卡爾儘管是武人出身，也能辨別哲學家的氣質和身價。君士坦丁是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在前往聖地朝拜的39年以後，從巴格達回來時已經是阿拉伯的語言和學術的大師，薩勒諾也因為阿維森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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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學生在此開業、講學和寫作而發達起來。醫學院長久以來都在大學的名義下沉睡，但醫療的觀念濃縮為一連串的格言，出現在12世紀利奧風格的詩篇或拉丁形式的歌謠之中。

其二，在薩勒諾的西邊7英里和那不勒斯南邊30英里，有一座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名叫阿爾馬菲，展現出勤勞的巨大作用和可獲得的報酬。這裡的土地肥沃然而範圍狹小，但是海洋離那兒不遠而且是完全敞開的，市民最早負起向西部世界提供東部商品和物產的責任，有益於雙方的交易成為獲得富足和自由的根源。深得民心的政府在一位公爵的治理之下，並且受到希臘皇帝權威的保護。阿爾馬菲城有5萬市民，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擁有如此多的金銀和珍貴的奢侈品。那些對於航海和天文，無論是理論還是技術都很精通的水手，聚集在它的港口。而打開地球之門的羅盤發明，也是來自他們的才智或運道。他們的貿易範圍和商品產地遠達阿非利加、阿拉伯和印度的海岸，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安條克、耶路撒冷和亞歷山大裡亞的居留地，全都獲得獨立殖民地的特權。經過300年的繁榮，阿爾馬菲面臨諾曼軍隊的壓迫，遭受嫉妒的比薩大肆洗劫，現在只有1000多名漁民過著貧窮的生活，然而還保留著一座軍火庫、一所主座教堂以及皇家商人的府邸，使人頓生滄海桑田之感。


 五、羅伯特之弟羅傑伯爵征服西西里(1060—1090 A.D.)

羅傑是坦克雷德第12個也是最小的一個兒子，年輕的時候就與老邁的父親一直住在諾曼底。他很高興接到召喚他前去的信息，匆忙趕到阿普利亞的軍營，一來就獲得兄長的重用，讓大家感到嫉妒。這些兄弟都能奮勇作戰而且充滿野心，但是羅傑的年輕、英俊和文雅的舉止，贏得士兵和民眾普遍的愛戴。他自己和40名隨從得到的津貼和給養實在太少，使他的行為從征戰變為搶劫，甚至淪為家族的竊賊。當時對財產的概念還含糊不清，為他作傳的歷史學家受到他的慫恿，竟然說他在阿爾馬菲的馬廄裡盜走馬匹。他從貧窮和羞辱中提振積極的精神，更能從低賤的行為中奮發圖強，在一場聖戰裡建立功勳和榮譽，他的兄長吉斯卡爾用熱情和策略支持他對西西里的入侵。想當年在希臘人撤離以後，那些偶像崇拜者(這是對正統基督徒最惡毒的責罵)收回了所有的損失和產業。

東部帝國一直想要光復失去的島嶼，但是始終力有未逮，這項任務卻由一小群亡命之徒組成的私人隊伍完成。在第一次的攻勢行動中，羅傑站在毫無掩蔽的船上，無視於真實或神話中斯庫拉女妖和卡律布狄斯大漩渦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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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率領60名士兵登上充滿敵意的海岸，把薩拉森人趕到墨西拿的城門口，帶著從鄰近鄉村搜刮的戰利品安全返回。他那進取和堅忍的勇氣在特拉尼的城堡發揮得淋漓盡致，羅傑在老年時還意氣風發地談到圍城作戰時所面臨的困境：他自己和妻子只剩下一件大衣或斗篷，兩人只有輪流穿著取暖；敵軍的出擊使他的坐騎被殺，自己幾乎被薩拉森人虜走，靠著一把鋒利的長劍使自己倖免於難；他在撤退時還背起馬鞍，連最不值錢的戰利品也不願落在那批惡棍的手裡。

在特拉尼的圍城作戰中，300名諾曼人對抗並擊敗整個島嶼的軍事力量。在克拉米奧的戰場上，136名基督徒士兵還不算騎著馬在前列作戰的聖喬治，竟然擊潰了5萬名騎士和步卒。虜獲的旗幟要用4匹駱駝來裝載，以奉獻給聖彼得的繼承人。要是這些蠻族的戰利品沒有陳列在梵蒂岡，而是像從前那樣奉獻給卡皮托神廟，就會讓人回憶起布匿戰爭永垂不朽的勝利。諾曼人的數量之所以偏少，是因為他們每一位騎士或是有地位的軍人，在戰場上都有五六個伴隨的人員，而這些人數並未算在內。然而，即使認同這種解釋，即使他們的勇敢、兵器和名聲的確非同凡響，但能夠以一當百擊敗數以萬計的敵人，對於有見識的讀者來說，這只能算是奇跡或神話。西西里的阿拉伯人經常能夠從阿非利加的同胞那裡獲得強大的援軍，諾曼人的騎兵部隊對巴勒摩圍攻作戰，得到比薩戰船的幫助，兩兄弟在整個戰爭期間彼此毫無猜忌之心，相互勉勵激起無私的、勢不可當的對敵爭勝之心。

經過30年的戰爭之後，羅傑獲得大伯爵的頭銜，掌握地中海面積最大、也是最富饒的一個島嶼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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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治理方面表現出自由和開明的作風，已經超過那個時代和他所受教育的範圍和限制。穆斯林可以毫無拘束地享受他們的宗教生活和個人財產。馬扎拉有位伊斯蘭教徒是哲學家和醫生，曾經受到宮廷的邀請，對征服者大加讚譽。他那本論述地球7個氣候帶的地理學著作被譯成拉丁文，羅傑在詳細閱讀以後，認為這部阿拉伯人的著作勝過希臘的托勒密的作品。殘餘的當地基督徒有助於諾曼人的成功，獲得的報酬是十字架的勝利。這個島嶼重新回到羅馬教皇的審判權之下，各主要城市都設置新任的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得到慷慨的捐獻，使教士感到滿意。但是這位正統基督教英雄強調行政官員的權力，並沒有辭去所授予的聖職，反而巧妙運用教皇的合法權利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有一道聖諭宣佈西西里的君主永遠是神聖教廷合法的使節，更能保障和擴大至高無上的皇權。


 六、羅伯特入侵東部帝國和對都拉斯的圍攻(1081 A.D.)

征服西西里對羅伯特·吉斯卡爾而言，獲得的榮譽更勝於獲得的利益，僅僅擁有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不能滿足他的野心，他決心要尋找或製造出進犯甚或征服東部羅馬帝國的機會。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同甘共苦打天下的夥伴，拿雙方有血親關係做借口離婚，她所生的兒子博希蒙德注定只能倣傚功績彪炳的父親，已經無法繼承他的事業。吉斯卡爾第二任妻子是薩勒諾王侯的女兒，倫巴第人默認他們的兒子羅傑獲得直系血親的繼承權。他們的5個女兒全都嫁給門當戶對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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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在幼小的年齡就被許配給君士坦丁，這個英俊的青年是皇帝米凱爾七世的兒子和繼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皇權在革命的風暴下動盪不安，杜卡斯皇族被困在皇宮和修道院裡，女兒遭遇羞辱，盟友被逐出國門，使羅伯特深感氣憤。

有一個希臘人自稱是君士坦丁的父親，很快出現在薩勒諾，講起他被打敗和逃走的種種經歷。這個不幸的朋友的身份得到公爵的承認，公爵用皇帝的尊榮和排場舉行盛大的接待儀式。在他意氣風發經過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時，米凱爾受到人民含著眼淚的歡呼。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指示主教，要把他的復位當作神聖的事業廣為倡導，正統基督徒要挺身而出為之奮戰到底。他經常與羅伯特進行不拘形式的談話，諾曼人的英勇和東部的財富使雙方建立承諾，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根據希臘人和拉丁人的說法，這個米凱爾是個冒名頂替的騙子，可能是從修道院逃出來的僧侶，或是曾在皇宮服役的家臣。智慧高人一等的吉斯卡爾策劃了這場騙局，他認為這個喬裝者可以使他的出兵變得名正言順，等他成為征服者以後，只要他略微示意，就可以讓這個騙子在暗中消失。

勝利是唯一能決定希臘人信仰的力量，拉丁人雖然輕信卻不熱衷，身經百戰的諾曼人渴望享用辛勞所獲得的成果，失去尚武精神的意大利人對於越過海洋的遠征，只要考慮到那些已知或未知的危險就感到不寒而慄。羅伯特運用賞賜和許諾的好處來利誘，動員行政和教會的權力來威脅，必要時不惜行使暴力的手段。這位無情的君王不分長幼把人們拉來服役，使他受到舉國的指責。經過兩年不眠不休的準備工作，陸地和海上的兵力集結在奧特朗托，這裡是意大利的腳跟，也是距離最遙遠的海岬。陪同羅伯特出征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兒子博希蒙德和米凱爾皇帝的代表。1300名諾曼人及受過諾曼人訓練的騎士構成軍隊的主力，再加上形形色色的追隨者擴充到3萬大軍。所有人員、馬匹、武器、投射器具和蒙上粗牛皮的木質塔樓，分別被裝上150艘船隻，這些運輸工具在意大利的港口製造，戰艦由聯盟的拉古薩共和國提供。

在亞得裡亞海灣的入口處，意大利和伊庇魯斯的海岸逐漸接近。布倫迪西烏姆和都拉斯之間是羅馬進出東方的航道，寬度不到1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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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奧特朗托的最後一站寬度更縮小到僅有5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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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狹窄的距離使得皮洛斯和龐培產生異想天開的念頭，要在這裡架一座橋樑。全軍登船發航之前，諾曼公爵派博希蒙德率15艘戰船去佔領科孚島或者給予威脅，偵測對方的海岸，在瓦洛納附近地區尋找一個港口好讓部隊登陸。他們在進軍和登陸時沒有遭遇敵軍，成功的行動證明希臘水師的疏忽和腐敗。羅伯特帶著艦隊和軍隊從科孚(我使用這個現代的稱呼)前去圍攻都拉斯(1081年6月17日)，伊庇魯斯的島嶼和濱海城鎮，全部屈服在他的武力和名聲之下。都拉斯這座城市是帝國在西部的重鎮，靠著古老的榮光和現在的工事嚴加守備，負責防守的將領是喬治·帕拉羅古斯大公，他曾是東方戰爭的勝利者，率領一批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的城防部隊，這支部隊無論就哪個時代來說，都不失軍人的本色。吉斯卡爾在進行征戰的過程中，奮鬥的勇氣不斷受到各種危難和厄運的挑戰。

在那年風平浪靜的季節，他的艦隊沿著海岸航行，突然遭到一場暴風雪的打擊，呼嘯的南風使得亞得裡亞海波濤洶湧，即將發生的一場海難，證實了阿克羅西勞尼亞巖岸那些古老而可怕的傳聞。船帆、桅桿和櫓槳撞成碎片被浪捲走，海面和岸邊滿佈船隻的殘骸以及各種武器和屍體，絕大部分的給養不是沉入水中就是不堪食用。公爵的坐艦好不容易才從波濤中被拯救出來，羅伯特不得不在鄰近的一個海岬停留7天，用來收容他的殘部，鼓舞低落的士氣。諾曼人已經不再是勇敢而經驗豐富的水手，想當年他們從格陵蘭到阿特拉斯山一路探索海洋，面帶笑容應付地中海不足為懼的波濤之險；而他們現在卻對著暴風雨痛哭流涕，為威尼斯人的接近而驚惶不已，這些威尼斯人是拜占庭宮廷靠著懇求和承諾請他們前來援助的。

第一天的行動對博希蒙德不利，這個嘴上無毛的年輕人統御著他父親的艦隊。威尼斯共和國的戰船趁著黑夜排成新月的陣式，在海面上錨泊。第二天威尼斯人的大勝是靠著機動的技巧、弓箭手的配置、標槍的威力和希臘火的幫助。阿普利亞和拉古薩的船隻向著岸邊逃走，有些被砍斷纜繩被勝利者拖走，市鎮也發起突擊行動，把殺戮和恐慌帶到諾曼公爵的帳篷前。及時到來的援軍進入都拉斯，一旦圍攻者喪失對海洋的控制，所有的島嶼和濱海城市將不再供應糧食給營地，更不願向公爵繳納貢金。接著營地發生瘟疫，500名騎士非常悲慘地死於疾病，下葬的名單上(要是這些人能夠得到適當安葬的話)總人數有1萬人之多。遭到如此重大的災難，只有吉斯卡爾意志堅定不改初衷，從阿普利亞和西西里徵召新兵，使用攻城撞車、雲梯攀登或挖掘地道等諸般手段，繼續對都拉斯的城牆發起攻擊。他的辛勞和勇氣卻遭遇到更為堅決的抵抗。一座可移動的木塔被推到防壁下，這一龐然大物的內部可以容納500名士兵，但是它的大門或吊橋被敵人用很大的木柱頂住，沒有辦法放下來，木質結構很快被敵人縱火燒成一堆灰燼。


 七、阿歷克塞的進擊和都拉斯會戰所產生的後果(1081—1082 A.D.)

羅馬帝國的東邊和西邊分別遭到土耳其人和諾曼人的進犯，米凱爾七世的繼承人尼西弗魯斯三世年事已高，情非得已只得將權杖交到阿歷克塞手裡，他是名聲顯赫的衛隊隊長，也是科穆寧王朝的創始人。他的女兒安娜公主是歷史學家，曾經用誇張的語氣說道，就是憑著赫拉克勒斯的本事也無法兩面開戰。基於這種原則她贊同與土耳其人盡快講和，使她的父親能夠御駕親征前去解救都拉斯。阿歷克塞在登基以後發現軍營無兵、國庫無錢，然而他採取各種積極有效的措施，在6個月內集結起一支7萬人的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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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一次500英里的行軍(1081年4月至9月)。他的部隊在亞洲和歐洲完成徵召，從伯羅奔尼撒一直行進到黑海地區。他的威嚴展現在擔任護衛的騎兵部隊上，他們全部手執銀製的武器和使用華麗的馬飾，大批的貴族和王侯隨侍在皇帝的左右，其中有一些人在迅速的權力更替中穿上紫袍，今後可以青雲直上，享受榮華富貴的生活。

他們那年輕的熱情可能給民眾以鼓舞，但是由於他們貪圖尋歡作樂和不甘屈居人下，暗中醞釀著衝突和災禍。他們不斷要求採取迅速和果決的行動，使得審慎從事的阿歷克塞受到干擾，他本來想把敵軍圍得水洩不通，讓他們活活餓死。列舉行省的數目可以看出羅馬世界的範圍已今非昔比，運用威脅的手段在倉促之間徵召新兵，獲得安納托利亞或小亞細亞的守備部隊，代價是放棄駐紮的城市，這些城市很快被土耳其人佔領。希臘軍隊的主力是斯堪的納維亞衛隊，全部由瓦蘭吉亞人組成，目前的數量已經增多。一群流亡人士和自願投軍者加入了阿歷克塞的陣營，他們來自極北之地的不列顛島。在諾曼征服者的高壓統治之下，丹麥人和英格蘭人因同病相憐而團結起來，膽大包天的年輕人決心要離開受到奴役的土地，海洋為他們的逃走敞開懷抱，經歷漫長的朝聖之路以後，他們訪問每一處可能為他們提供自由和復仇希望的海岸。他們終於獲得了給希臘皇帝服務的機會，停留的第一站是在亞洲海岸的一座新城，但阿歷克塞很快召喚他們去保護他本人和皇宮，將他們的信任和英勇，當作最寶貴的遺產贈給他的繼承人。

一個諾曼侵略者的名字使他們想起當年所受的苦難，迅速向他們的仇敵進軍，並急於奪回伊庇魯斯，恢復在黑斯廷斯會戰中喪失的榮譽。瓦蘭吉亞人獲得一些法蘭克人連隊的支援，那些從吉斯卡爾的暴政之下逃到君士坦丁堡的叛徒，急著要表現他們的作戰熱情，滿足他們的報復心理。皇帝在緊急狀況之下，也不會拒絕色雷斯和保加利亞的保羅教派信徒，或者說是摩尼教徒別有用心的幫助，這些異端分子兼具殉教者的耐心和積極進取的勇武精神。與蘇丹簽訂的條約使拜占庭獲得數千土耳其人的投效，西徐亞人的弓騎兵可以對抗諾曼騎兵的長矛。羅伯特聽了敵軍兵力的報告，感到未來吉凶難卜，於是召集主要的官員開會商議。他說道：

你們已經看到，我們當前面臨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而且無法逃避，所有的山頭遍佈敵人的兵器和旌旗，希臘皇帝能征善戰，服從和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安全保障。我們需要一位精通兵法的領導者，就是我也要聽命於他的指揮。

在這生死存亡之際，大家的選擇和歡呼表明了對他的欽佩和信賴，就是在暗中仇視他的人也抱著這種看法，於是公爵繼續說道：

我們只要相信一定可以獲得勝利的報酬，就會拋棄避戰逃走的懦夫思想。讓我們燒掉船隻和行李，在這裡放手一搏，把這裡當成我們的出生之地和葬身之處。

他的決定得到一致的贊同，吉斯卡爾身先士卒，在戰線最接近敵人的地點列陣準備作戰。他的後方受到一條小河的掩護，右翼一直延伸到海邊，而左翼直抵山丘。或許他沒有料想到，當年愷撒和龐培就在這個地點爭奪世界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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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歷克塞沒有聽從明智的衛隊隊長提出的勸告，決心要冒險展開全面的攻勢行動，並勉勵都拉斯的守軍為了協力解圍要適時從城內出擊。他兵分兩路在天亮之前從兩側奇襲諾曼人(1081年10月18日)，輕騎兵已經散佈在平原上，弓箭手組成第二線，瓦蘭吉亞人爭取擔任前鋒的榮譽。在第一次的攻擊中，這些外族人的戰斧給吉斯卡爾的軍隊留下深刻而又血腥的印象，這時羅伯特的兵力已經減少到1.5萬人。倫巴第人和卡拉布裡亞人不顧羞恥，轉身向著河流和大海逃走。為了防止城鎮守軍的出擊，已先將橋樑拆毀，威尼斯的戰艦排列在海岸，對於混亂的人群發射各種弩炮。諾曼人軍隊已經陷入潰敗的邊緣，卻被首領的精神和行為拯救出來。蓋塔是羅伯特的妻子，希臘人把她描繪為善戰的亞馬遜女戰士，可以媲美帕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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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藝術上比不過雅典的女神，但她的武功還是讓人敬畏。她受到箭傷卻仍舊堅持不退，要用以身作則的實際行動來重整潰散的軍隊。她那女性的聲音得到諾曼公爵強有力的支持，他作戰時的態度冷靜如同在會議上的慷慨激昂一樣突出。

公爵向那些怯懦的人高聲喊道：「你們能往哪裡逃呢？敵人絕不會手下留情，當奴隸比死亡更為悲慘。」現在正處於決定性的時刻，當瓦蘭吉亞人從陣線中衝出來以後，發現兩翼已經空無一人，自己處於暴露的狀態。公爵和800名騎士的主力仍然屹立不倒堅持到底，接著法蘭西騎兵平執長矛發起無堅不摧的進攻，他們那憤怒的氣勢使希臘人束手無策。無論是作為一個士兵還是作為一名將領，阿歷克塞都已恪盡職守，等他看到瓦蘭吉亞人的傷亡和土耳其人的敗逃，不僅鄙視這些可恥的臣民，也感到萬念俱灰。安娜公主為這一悲慘的結局傷心落淚，只好讚揚父親的坐騎是多麼強壯和快捷，還有就是描述皇帝英勇戰鬥的神威，他的頭盔已經被敵人的長矛掀落在地，他卻仍然奮戰不息。有一支法蘭克人騎兵分隊阻擋他的退路，他拚命衝開，陷在山區不停跋涉兩天兩夜，一直到達萊克尼杜斯城內，身體才獲得暫時的休息，但心情還是一直無法平靜下來。獲勝的羅伯特責怪他的部隊追擊過於緩慢而且兵力薄弱，竟讓這樣重要的人物逃走，然而在戰場虜獲的戰利品和旗幟、拜占庭宮廷的財富和奢侈品，以及戰勝一支兵力大於自己5倍敵軍的榮譽，終於令他釋懷而且感到極大的滿足。一大批意大利人成為恐懼的犧牲品，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羅伯特的騎士只有30人陣亡。羅馬軍隊的希臘人、土耳其人和英格蘭人損失5000到6000人，
[254]

 都拉斯的平原灑滿貴族和皇室的鮮血，那個騙子米凱爾的死亡比活著要光榮得多。

吉斯卡爾對於沒有抓住這個值錢的俘虜很可能並不在意，皇帝現在已經飽受希臘人的鄙視和嘲笑。東部帝國在會戰失敗以後仍舊堅守都拉斯，很不智地將喬治·帕拉羅古斯調離原來的職務，代之以一位威尼斯的將領。圍攻者將帳篷改成固定的營舍，好度過嚴寒的冬季，有人問到守備部隊的防衛能力，羅伯特表示他的耐性決不會輸給對方的毅力。
[255]

 或許他很早就與一位威尼斯貴族保持暗中的聯繫，只要出賣這座城市就可以締結富貴的婚約。有一天深夜從城牆上垂下幾個繩梯，輕裝的卡拉布裡亞人毫無聲息地攀登而上，征服者的名字和號角驚醒守軍。希臘人在敵軍佔領防壁(1082年2月8日)以後，還在街道進行了3天的巷戰，從最初的入侵到最後的投降歷時7個月。諾曼公爵從都拉斯向著伊庇魯斯(阿爾巴尼亞地區)的腹地進軍，越過橫列在色薩利前面的山嶺，奇襲卡斯托裡亞的300名英格蘭守軍，繼續向著帖撒洛尼卡迫近，使君士坦丁堡為之戰慄不已。然而緊急的狀況迫使他中斷野心勃勃的計劃。他的軍隊人數因為海難、瘟疫和戰爭已經減少到原來的三分之一。此時，他不僅無法獲得意大利新兵的補充，反而接到不幸和危險的信息，由於他的遠征，阿普利亞的城市和貴族發生叛亂，教皇現在坐困愁城，日耳曼的國王亨利已經揮軍入侵。

羅伯特充滿自信，認為單憑著一己之力就可以使局勢穩定下來，於是乘著一艘雙桅帆船渡過大海，把軍隊留給他的兒子和幾位諾曼人伯爵負責指揮，吩咐博希蒙德尊重同僚的意見，要求這些伯爵要維護領導者的權威。吉斯卡爾的兒子完全按照他父親的計劃繼續揮軍前進，希臘人把這兩位破壞者比喻為毛蟲和蝗蟲，前者所遺漏的東西全部會被後者所吞食。
[256]

 博希蒙德與皇帝的兩場會戰均獲得了勝利，之後他進入色薩利平原包圍拉裡薩，這是神話中阿喀琉斯的故鄉，拜占庭的軍隊把財務機構和補給庫房設置在這裡。阿歷克塞在國家遭到巨大災難時，發揮堅毅審慎的態度和奮戰到底的精神，使我們感到極為欽佩。國家處於山窮水盡的狀況，他逼不得已向教會借用極為豐富的金銀財寶。摩尼教徒紛紛逃亡以後，阿歷克塞就用摩爾達維亞的部落供應不足的兵源，一支7000土耳其人的援軍補充損失的實力，並且要為他們的同胞報仇雪恥。希臘士兵接受騎射的訓練，每天進行伏擊和運動的演習。阿歷克塞從作戰中吸取經驗和教訓，瞭解到法蘭克人戰無不勝的騎兵，只要沒有馬匹就無法實施徒步戰鬥，完全喪失活動的能力，
[257]

 於是他指示弓箭手要「射人先射馬」，在可能受到攻擊的地帶設置各種釘床和陷阱。在拉裡薩附近地區，戰事處於勢均力敵的對峙狀態。博希蒙德能夠發揮英勇無敵的氣概，而且經常獲得勝利，但是希臘人運用計謀趁機洗劫了他的營地，深溝高壘的城市根本無法攻陷，那些受到金錢收買或心懷不滿的伯爵紛紛背棄他的陣營，辜負他的重托，投向皇帝的隊伍。阿歷克塞帶著凱旋的利益而非榮譽班師回朝。博希蒙德沒有能力防守所征服的地區，只能登船返回意大利。他受到大家的歡迎，他的父親讚賞他的才能也同情他的遭遇。


 八、亨利三世的出兵以及羅伯特第二次遠征和逝世(1081—1085 A.D.)

所有的拉丁君王當中，必須提到阿歷克塞的盟友和羅伯特的敵人，就是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國王亨利三世，他不僅實力強大而且積極進取，也是未來西部帝國的皇帝。希臘國君寫給他兄弟的信函，洋溢著熾熱的友情，表達著誠摯的意願，要運用一切公私的聯繫來加強雙方的同盟關係。他祝賀亨利在一場正義和虔誠的戰爭中獲得勝利，怨恨諾曼人羅伯特的膽大妄為，使得帝國無法繁榮興旺。他送給亨利的禮物清單可以表明那個時代的風尚，像一頂光輝耀目的黃金皇冠、一個可以掛在胸前的鑲有珍珠的十字架、一盒上面刻著名字和頭銜的聖徒遺骨、一個水晶花瓶、一個纏絲瑪瑙花瓶、一些很可能來自麥加的香膏、100件紫色衣袍。此外還有一項重禮，就是14.4萬枚拜占庭金幣，並承諾只要亨利揮軍進入阿普利亞地區，就立誓與之結盟對付共同的敵人，還要再送給他21.6萬枚金幣。這位已經率領一支軍隊和一些黨羽在倫巴第的日耳曼人，接受了這樣大手筆的禮物，便向著南方行軍，前進的速度因都拉斯會戰的消息而減慢。他的軍隊或個人的聲譽發生巨大的影響力，迫使羅伯特倉促返國，讓人認為這完全是出於希臘人的賄賂。諾曼人是格列高利七世的盟友和附庸，教皇又是亨利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國王對諾曼人保持敵視的態度。

皇權和教權之間長期的衝突，最近又因為這位傲慢教士
[258]

 的宗教熱情以及巨大野心而更為激化。國王和教皇相互矮化和詆毀，都在自己的寶座旁邊扶植一個和對方作對的傀儡。亨利在擊敗土瓦本叛軍，處死他們的頭目以後，來到意大利，想戴上皇帝的冠冕，並從梵蒂岡驅逐教會的暴君。
[259]

 然而，羅馬人民追隨格列高利的大業，阿普利亞供應人員和金錢，更加強他們的決心。日耳曼國王3次包圍這座城市，全都無功而返(1081—1084 A.D.)。據稱在第四個年頭，他用拜占庭提供的黃金，收買那些在戰爭中失去田產和城堡的貴族。羅馬的城門、橋樑和50名人質全部落到他的手裡(1084年3月21日)。僭位者克雷芒三世在拉特蘭宮就職(3月24日)，為了感恩圖報，在梵蒂岡為他的保護者加冕(3月31日)。皇帝亨利身為奧古斯都和查理曼合法的繼承人，把卡皮托當作他的行宮。羅馬七山幾乎已成廢墟，現在仍由格列高利的侄子在防守，前任教皇則被困於聖安吉羅的城堡之中，將最後的希望寄托在諾曼諸侯的忠誠和勇氣上。他們之間發生一些互相傷害和埋怨的事件，雙方的友情因而受到影響。但現在處於緊要的關頭，吉斯卡爾力求遵守誓言，除了個人的利益以外，重視名聲和對兩位皇帝的仇恨比起誓言更能發揮作用。

吉斯卡爾舉起神聖的旗幟，決心要迅速前往解救繼承使徒的君主，很快集結起一支由6000名騎兵和3萬名步卒組成的大軍，從薩勒諾到羅馬的進軍獲得公眾的歡呼和神祐的激勵。亨利曾經在66場會戰中贏得戰無不勝的英名，聽到羅伯特接近而膽戰心驚，忽然記起倫巴第有非常重要的事務需要他親臨，於是勸告羅馬人一定要保持他們的忠誠，他自己在諾曼人進城前3天匆忙撤離(1084年5月)。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歐特維爾的坦克雷德之子獲得了巨大的榮譽，不僅解救了教皇，他那常勝的軍隊還迫使東部和西部皇帝聞風而逃。然而羅伯特的勝利卻因羅馬的災難蒙上陰影。他們從格列高利的友人那裡得到幫助，穿過或者攀登上羅馬的城牆，但是擁護皇室的黨派勢力強大又很活躍，民眾在第三天發起狂暴的動亂。征服者為了自衛或報復，在匆忙中發出縱火和掠奪的命令。
[260]

 西西里的薩拉森人、羅傑的臣民以及他兄弟的協防軍，全都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對基督徒的聖城大肆洗劫和褻瀆。數以千計的市民在聖父面前，被他的盟軍所蹂躪、擄掠或處死。城中廣大的區域從拉特蘭宮到圓形競技場，全部陷入火海之中，此地從此陷入一片荒涼景象。格列高利從這個再也不怕他而是恨他的城市，退隱到薩勒諾的宮殿終了餘生。手腕高明的教皇可能對愛好虛榮的吉斯卡爾大事奉承，使他妄想得到羅馬或帝國的皇冠，但這種極其危險的做法固然可以激起諾曼人的雄心壯志，但同時也會使最忠誠的日耳曼君主與之離心。

羅伯特在解救羅馬並對其加以懲罰之後，本應該過一段休養生息的日子，但是就在日耳曼皇帝逃走的同一年，他被激發起了不知勞累為何物的精力，重新計劃征服東部的行動。格列高利出於宗教狂熱，也可能是心懷感激，同意只要羅伯特憑著英勇獲得勝利，希臘和亞細亞的王國可以許給他作為報酬。
[261]

 部隊全副武裝集結起來，為未來的成就而興奮不已，用熱忱的態度要求採取行動。安娜用荷馬的表達方式描述他們的兵力，說是像一群飛舞的黃蜂。
[262]

 然而吉斯卡爾雖然盡了最大的能力，但還是有其限度的：第二次的出征部隊大致有120艘船，適合航行的季節已經過去。雖然從奧特蘭托出發，航程較短不易遭敵攔截，但他還是選擇了布倫迪西烏姆的港口
[263]

 作為發航的地點(1084年10月)。阿歷克塞擔心遭到第二次的攻擊，已費盡心血要恢復帝國的海上戰力，從威尼斯共和國獲得一支強大的援軍，共有36艘運輸船、14艘戰船和9艘實力和噸位特別強大的船隻。威尼斯人的服務獲得慷慨的酬勞，像商業和貿易的特許或專賣；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賜予很多店舖和房屋，也是利潤很高的禮物；還要贈送給聖馬可教堂一大筆貢金，這是更值得接受的項目，因為是對他們的商場敵手阿爾馬菲課以進口稅的成果。在希臘人和威尼斯人的團結合作之下，帝國在亞得裡亞海配置了一支虎視眈眈的艦隊。

不知是出於聯軍的疏忽還是羅伯特的警覺，他趁著風向的改變和濃霧的掩護，開闢出一條毫無阻礙的航路，諾曼人的部隊在伊庇魯斯的海岸安全下錨。大無畏的公爵率領20艘戰力強大和裝備齊全的戰船，立即出發搜尋敵軍，雖然他習慣於馬上的衝鋒陷陣，但還是很有信心將自己以及他弟弟和兩個兒子的性命托付給海上的戰鬥。海洋的控制權由3次接戰決定，地點都在科孚島的視線範圍之內，在前面兩次戰鬥中，聯軍憑著技術和兵力的優勢略處上風，但是諾曼人在第三次戰鬥中獲得最後的全勝。
[264]

 希臘人那些輕型雙桅戰船在可恥的敗逃中一哄而散，威尼斯人9艘艨艟巨艦進行頑強的奮戰，7艘被擊沉，2艘被俘獲，2500名俘虜苦苦哀求饒命，還是難逃勝利者的毒手。東部帝國的臣民或盟友損失達1.3萬人，使阿歷克塞的女兒悲悼不已。吉斯卡爾雖然缺乏海戰經驗，卻憑著才能渡過難關，每天傍晚下令撤退後，都會平心靜氣探討可能被擊敗的因素，擬訂最新的辦法來補救自己的缺失，同時使敵人無法發揮優勢。冬季使他停止前進，等到春天來臨，再度激起他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雄心壯志。他不想穿越伊庇魯斯的山丘，於是將部隊轉向希臘和島嶼，任何地點只要能奪得戰利品來補償他們的辛勞，就發起陸地和海上的聯合作戰，大家不僅英勇萬分而且有豐碩的收穫。他攻取塞法羅尼島
[265]

 以後，計劃因瘟疫流行受到致命的打擊，羅伯特以70歲高齡喪命在帳幕裡(1085年7月17日)。公眾之間流傳著謠言，懷疑他是被自己的妻子或是希臘的皇帝毒斃。
[266]



出師未捷身先死，使大家對他未來的功勳留存著無窮無盡的幻想，事實證明他建立了諾曼人豐功偉業的基礎。
[267]

 一支勝利的軍隊還沒有看到敵人，就在混亂和驚愕的狀況下向後潰退。阿歷克塞曾為帝國的前途戰慄難安，現在為獲得解救而欣喜欲狂。載運吉斯卡爾殘餘人員的戰船在意大利沿岸遭到海難，在海上找到了公爵的屍體，保存在韋諾薩的墓地，此處雖然埋葬著一位諾曼人的英雄，卻是以賀拉斯的出生地而知名於世。
[268]

 羅傑是他的第二個兒子和繼承人，立即繼承了阿普利亞公爵這個卑微的職位。他的父親出於敬重和偏愛，把部隊留給英勇的博希蒙德來指揮。博希蒙德因而據以要求繼承權，使國家陷入動亂不安的局面。直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對付不信神的異教徒，開闢了一個更為驚心動魄的戰場，使他獲得征服的光榮和偉大的勝利。


 九、羅傑在西西里登基為王及對阿非利加和希臘的征戰(1101—1154 A.D.)

人的一生無論前途是光明還是暗淡，最終都會進入墳墓。羅伯特在阿普利亞和安條克的男性血胤到第二代都已絕滅，但是他的弟弟成為一個國王世系的祖先，把最早那位羅傑的名字以及他的征戰和銳氣，賦予大伯爵的兒子。
[269]

 諾曼亡命之徒的繼承人出生在西西里，在4歲那年成為島嶼的統治者(公元1101年2月26日)，要是理性能暫時縱容這種符合道德卻不切實際的統治願望，他的命運就值得嫉妒。要是羅傑對於龐大的遺產感到心滿意足，幸福和感激的人民就會祝福他們的恩主，如果一個睿智的政府能使希臘殖民地恢復到過去的繁榮時代，
[270]

 僅僅西西里就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財富和權勢，不必靠戰爭去取得和破壞。然而雄心壯志的大伯爵對於這些崇高的訴求一無所知，反而訴諸暴力和詭計的卑劣手段。他想得到巴勒莫不容分割的主權，其中有一半已經轉讓給家族的長房。他竭盡所能擴展卡拉布裡亞的疆域，要超越原先在條約中所限制的範圍。

阿普利亞的威廉是羅伯特的孫兒，也是羅傑的堂兄，身體狀況日益惡化，羅傑於是焦急等待著他的去世。當他獲得威廉英年早逝的消息，立即率領7艘戰船出航，在薩勒諾的海灣下錨(1127 A.D.)，經過10天的談判以後，接受諾曼首都的效忠誓言，下令要那些男爵服從，硬要態度很勉強的教皇給他舉行合法的敘爵式，這時的教皇並不願與強勢的諸侯建立友誼關係或是產生敵對意圖。貝內文托這個神聖的地點是聖彼得的世襲產業，他用很尊敬的態度給予赦免，但是佔領卡普阿和那不勒斯在於完成伯父吉斯卡爾原來的規劃，諾曼人征服地區的唯一繼承權為勝利的羅傑所據有。他認為自己在權勢和功勳方面已經無人可比，激起萬丈豪情，不願遷就公爵或伯爵的頭銜，西西里島和三分之一的意大利陸地可以構成一個王國的基礎，
[271]

 僅僅遜於法蘭西和英格蘭這兩個君主國而已。

整個民族的首領都到巴勒莫參加羅傑的加冕典禮，毫無疑問他會公開宣佈用國王的名義對他們進行統治(公元1130年12月25日—1139年7月25日)，但是一個希臘僭主或一個薩拉森行政長官的例子，不足以證明他能合法具有帝王的身份，拉丁世界的9位國王
[272]

 拒絕承認他是新加入的成員，除非至高無上的教皇運用職權親自為他舉行登基的儀式。傲慢的阿納克勒圖斯樂意授予他國王的頭銜，自負的諾曼人也低聲下氣提出懇求，
[273]

 但是英諾森二世贏得教皇的選舉，開始攻擊羅傑的合法身份。這時阿納克勒圖斯還安坐梵蒂岡的寶座，大獲成功的流亡者受到歐洲各國的承認。羅傑選擇教會的贊助人運氣欠佳，剛剛建立的君主國不僅根基動搖，而且遭到幾乎翻覆的命運。

日耳曼的洛泰爾二世大舉出兵，英諾森把羅傑革出教門，比薩出動艦隊，以及聖伯納德的宗教狂熱，大家聯合起來要消滅西西里的強盜。經過英勇的抵抗以後，諾曼君王撤離意大利大陸，教皇和皇帝任命一位新的阿普利亞公爵。這兩個人各自抓住旗桿的一頭，作為運用權利的象徵，暫時停止雙方的爭執。然而這種充滿猜忌的友情非常不穩，只保持了很短暫的時間：日耳曼大軍很快因疾病和逃亡而煙消雲散；
[274]

 阿普利亞公爵和追隨者被一位征服者殺得一乾二淨，無論是過世或活著的人都得不到寬恕；無權無勢然而生性傲慢的教皇，就像他的前任利奧九世一樣，成為諾曼人的俘虜和朋友；伯納德也用口若懸河的辯才來慶祝他們的交好，對西西里國王的頭銜和德行表達崇敬之意。

國君為了表示對聖彼得的繼承人發動邪惡戰爭的懺悔，答應從現在起要高舉十字架的旗幟。他用宗教的熱忱完成誓約，沒想到竟是如此順遂，不僅可以獲得利益也能報仇雪恥。西西里王國新近受到冤屈，使得羅傑要在薩拉森人的頭目身上出氣，諾曼人的血液混雜著眾多的來源，讓他們記得祖先在海上的劫掠行為，受到鼓舞要迎頭趕上祖先的功績，贏得更多的戰利品。他們的實力處於巔峰的狀態，要與正在沒落的阿非利加強權一比高下。當年的法蒂瑪系哈里發離開故土，前去征服埃及，把自己穿著的皇家斗篷作為禮物，還有40匹阿拉伯馬、充滿華麗擺設的皇宮，以及突尼斯和阿爾及爾王國的政府，全部送給他的奴僕約瑟夫，用來獎勵其多年的功勞和謙卑的忠誠。澤伊裡德人是約瑟夫的後裔，對於距離遙遠的恩主不再有順服和感激之心，攫走並且濫用繁榮所帶來的成果，經過相當時間的發展成為東方的王朝，現在卻衰弱到不堪一擊，只是苟延殘喘著。在陸地的這一邊，他們遭到阿爾莫哈德王朝的壓迫，這些摩洛哥的君王的宗教熱情極為狂熱。面對希臘人和法蘭克人的入侵和襲擾，整個海岸全部敞開毫無防備，就在11世紀快結束之前，他們共勒索了20萬金幣的贖款。

羅傑第一次用兵(1122 A.D.)後，馬耳他島被併入西西里王國再也不能分離，等到後來成為軍事和宗教的殖民地才備受尊敬。防備森嚴的濱海城市的黎波里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男子遭到屠殺而婦女被抓為俘虜，穆斯林經常如此，這倒是很正常的事。澤伊裡德人將首都取名為阿非利加以表示來自這片國土，又稱為馬哈迪亞是為了紀念這座城市的阿拉伯奠基者。它建立在陸地的頸部，形勢非常堅固，只是港口在防禦上有很大的缺陷，就是鄰近肥沃的平原都無法補償這個弱點。西西里的水師提督喬治圍攻馬哈迪亞，一支有150艘戰船的艦隊，能充分供應帶來災禍的人員和器具。統治者已經逃走，摩爾人總督拒絕簽下投降條約，不願抵抗實在無法阻擋的攻擊，帶著穆斯林居民暗中脫離，把土地和財富捨棄給貪婪的法蘭克人。在後續的遠征行動中，西西里國王或他的部將佔領突尼斯的城市，像薩法克斯、卡普西亞、博納以及很長一塊海岸地區，所有的城堡都派部隊守備，整個區域成為納貢的屬國，可以誇耀阿非利加的征服行動，有些奉承之詞將功勞全部歸於羅傑善於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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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羅傑逝世以後，武力的控制失去作用，他的繼承人在統治方面產生問題，對於海外的屬國忽略不理，最後只有撤離和放棄。
[276]

 西庇阿和貝利薩留的凱旋可以證明，進入和征服阿非利加大陸都沒有多大困難，然而基督教世界偉大的君王和強權，用他們的軍事力量對付摩爾人卻一再失利，因而摩爾人仍舊感到光榮，他們輕易征服西班牙並且施以長期的奴役統治。

自從羅伯特·吉斯卡爾亡故以後，諾曼人對東部帝國放棄敵對的意圖已有60年之久。羅傑的政策是要與希臘君主建立公私兩方面的聯合，同盟的關係可以提升帝王的身份，使其更加尊貴。他要求娶科穆寧皇室的公主為妻，這是雙方協商的起步，看上去進展會十分順利。然而他的使臣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侮慢的接待，新即位國君因虛榮心受到傷害而勃然大怒，拜占庭宮廷犯下無禮的冒犯行為，依據國家之間的和戰法則，要用無辜民眾的受苦來贖罪。西西里的水師提督喬治率領70艘戰船的艦隊，出現在科孚的外海(1146 A.D.)，不忠的居民將島嶼和城市都奉送到他手上。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認為繳納貢金總比接受圍攻要少受很多苦難。這次的侵略行動在商業和貿易的歷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諾曼人運用海洋將艦隊散佈開來，同時也散佈在希臘行省。雅典、底比斯和科林斯等備受尊敬的古老城市，都遭到搶劫和酷刑的暴力侵犯。雅典受到的損害沒有留下可資證明的遺跡，古老的城牆圍繞著富裕的底比斯，拉丁的基督徒可以用雲梯攀登，所以城牆無法提供防護的作用。

福音書現在僅有的用途，是讓合法的物主據以發出神聖的誓言，他們絕不隱瞞任何藏匿的財產，不論是來自繼承的祖業還是勤勞的工作。在諾曼人快要接近時，科林斯下方的城市全部撤離一空，希臘人退到位於高聳山頂的要塞裡，皮裡尼最好的噴泉供應充沛的水源，這是一座固若金湯的堡壘，要是缺乏作戰勇氣，也可用築城工藝或天然地勢的優點來彌補。圍攻的部隊很快克服攀登高山的各種困難(這是他們唯一的辛勞)，他們的將領從這個制高點誇耀自己的勝利，為了證明他對上天的感激，就把主保聖徒狄奧多爾價值連城的聖像從祭壇上加以拆毀。喬治把蠶絲織工不分男女全部運到西西里，這可以說是戰利品中最值錢的部分。他在將希臘勤奮熟練的工匠與怠惰怯懦的士兵相比之後，可以大聲宣告，紡桿和織機是希臘人唯一能夠使用的武器。

兩樁顯著的事件使這次海上征服聞名於世，那就是法蘭西國王的救援和拜占庭首都的受辱。路易七世在經歷不幸的十字軍東征以後，從海上返國時被希臘人攔截，這種卑鄙的行為違犯了榮譽和宗教的原則。所幸諾曼人的艦隊解救出皇家的俘虜，路易在西西里的宮廷接受自由和體面的款待以後，繼續他的旅程到了羅馬和巴黎。曼努埃爾一世不在都城時，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峽沒有留下防衛的部隊，也不會產生危險來臨的疑慮，士兵都追隨皇帝的旗幟向東方出征。現在教士和民眾帶著駭異和驚慌的神色，看到一列戰船帶著敵意出現，毫無畏懼地就在皇家的城市前面下錨停泊。西西里水師提督率領的兵力，不足以圍困或攻擊一個面積廣大和人口眾多的都城，但是喬治很高興有機會挫一挫希臘人的傲氣，要向西方的水師標示出征服的路徑。他要一些士兵登陸去採摘皇家花園的水果，特別指出目標，用銀質箭頭向著愷撒的皇宮發射，或許還用了可以引起燃燒的火箭。西西里海盜的舉動不夠謹慎，突然表現出帶有戲謔性質的侵犯行為；曼努埃爾表面上裝出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內心激起一比高下的尚武精神，要用整個帝國的力量進行報復。

多島之海和愛奧尼亞海滿佈他的分遣艦隊和威尼斯的戰船，說是數量多達1500艘，我們無論是出於何種理由甚至憑著想像也難以接受，何況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運輸船、補給船和接駁小艇來供應所需的糧秣，然而有位拜占庭歷史學家認為確有其事。這次作戰行動的指導原則是要謹慎從事，而且要發揮高昂的鬥志。喬治在返國的航行途中損失了19艘戰船，都是與主力分離時為敵軍所捕獲。科孚在經過頑強的抵抗之後，只得苦苦哀求合法的統治者大發慈悲。除了俘虜以外，在東部帝國的疆域之內，沒有發現諾曼國君的任何一艘船隻或一個士兵。羅傑的事業和健康已陷入困境，他留在巴勒莫的皇宮，聽取信差帶來勝利或戰敗的消息。在每一次的戰鬥，曼努埃爾都置身在戰線的前列，所向無敵的威名使他成為那個時代的亞歷山大或赫拉克勒斯，受到希臘人和拉丁人異口同聲的讚譽。


 十、曼努埃爾對意大利的綏靖及最後的和平(1155—1185 A.D.)

一位君王獲得那樣的聲勢以後，僅僅擊退蠻族無禮的侵犯已經無法使他感到滿足。曼努埃爾一世要重振帝國古老的尊榮，要光復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行省，要懲罰那位僭越冒充的國王，羅傑不過是一個諾曼家臣的孫子，這些都是曼努埃爾的權利和責任，也可能會帶來利益和光榮。卡拉布裡亞仍舊使用希臘人的語言和禮拜儀式，受到拉丁教士冷酷無情的迫害；阿普利亞在失去公爵以後，成為西西里王冠充滿奴性的附屬品，處處都受到束縛和限制。君主國的創建者羅傑用刀劍進行統治，他的逝世減輕了臣民畏懼的感覺，但是無法平息不滿的情緒，封建政體通常會到處散播叛亂的種子。羅傑的侄子引狼入室，竟然邀請敵人進入他的家庭和國家。曼努埃爾身著紫袍的尊嚴、與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之間接連不斷的戰事，都使他無法登船從事意大利的遠征行動。希臘國君派出的部將是作戰英勇和出身貴族的帕拉羅古斯，他負責指揮一支艦隊和軍隊，圍攻巴裡使他一舉成名。在每一次的作戰中，黃金和鋼鐵同樣都是獲得勝利的工具。薩勒諾和沿著西部海岸的一些地方繼續對諾曼國王保持忠誠，但是在兩場戰役中，他把大陸的所有權喪失殆盡。個性謙遜的皇帝不屑於阿諛和虛偽的言辭，對於攻佔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300座城鎮或村莊，還是感到極為滿意，就把名字和稱呼刻在皇宮的牆壁上。只要蓋上日耳曼愷撒的印璽，
[277]

 對於無論真正還是虛構的捐贈，心存偏見的拉丁人都會表示滿意。但君士坦丁的繼承人拒絕承認可恥的借口，強硬主張他對意大利有不能廢止的主權，公開宣稱他要追擊蠻族，直到越過阿爾卑斯山。

曼努埃爾一世為了鞏固與東部盟友之間的關係，運用權謀的說辭、豐盛的禮物和無限的承諾，自由城邦受到鼓勵要堅持原則，努力奮鬥反抗腓特烈·巴巴羅薩的專制暴政。東部皇帝資助經費重建米蘭的城牆，根據歷史學家的說法，他把金錢像水流一樣注入安科納的腹地，威尼斯人因嫉妒而產生敵意，更加強了當地居民依附希臘人的決心。安科納的位置和貿易使曼努埃爾能在意大利的心臟地區，配備一支重要的守備部隊，這裡曾經兩次受到腓特烈大軍的圍攻，居民憑著自由的精神兩次擊退皇家的軍隊。君士坦丁堡的使臣也在此鼓舞士氣，只要是大無畏的愛國分子和最忠誠的服務人員，拜占庭宮廷都會將財富和職位作為答謝他們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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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傲的曼努埃爾不僅藐視而且拒絕接受一個蠻族的共治者，他滿懷希望想要剝下日耳曼篡奪者的紫袍，激發起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他頂著羅馬皇帝的合法頭銜，就像在東方一樣也要在西方建立他的帝國。遵循這種觀點，他要求羅馬的人民和主教與他建立同盟關係。有些貴族支持希臘國君的宏圖大志；他的侄女與奧多·弗朗吉帕尼舉行盛大的婚禮，可以保證有權勢的家族給予其大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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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皇家旗幟或畫像在這個古老的大都會得到應有的尊敬。
[280]



等到腓特烈和亞歷山大三世之間發生爭執，教皇兩次在梵蒂岡接見君士坦丁堡的使臣。使臣為了迎合他那虔誠的信仰，言不由衷地做出承諾要讓兩個教會團結起來，同時引誘他那苞苴公行的教廷，滿足他們的貪婪，勸告羅馬教皇要抓住腓特烈激起公憤的關鍵時刻，迎頭痛擊阿勒曼尼人野蠻的無禮行為，承認曼努埃爾一世能夠真正代表君士坦丁和奧古斯都。

但是這些意大利的征服行動以及君臨天下的統一大業，很快從希臘皇帝的手裡溜走。曼努埃爾所提出的前幾項要求被明智的亞歷山大三世加以規避，因而中止了影響深遠而又極為重要的變革，教皇也不可能因個人的爭執而被引誘著放棄憑著拉丁名字所獲得的永恆繼承權利。等到他與腓特烈再度聯合起來以後，說話的口氣更專橫，認可前任的行為，將擁戴曼努埃爾的人士革出教門，宣稱君士坦丁堡和羅馬的教會及帝國最後還是要分道揚鑣。

倫巴第的自由城邦不再記得他們的國外恩主，曼努埃爾不與安科納保持友誼的關係，很快就惹起威尼斯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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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皇帝出於自己的貪婪或臣民的抱怨，在一時的氣憤之下，逮捕威尼斯的商人，並且籍沒他們的財產。東羅馬帝國違反了國家的誠信原則，激怒了愛好自由和重視貿易的民族，100天內就有100艘戰船下水完成整備。威尼斯人對達爾馬提亞和希臘的海岸進行掃蕩，在雙方都受到相當損害後，達成協議，結束戰爭。對於帝國而言很不光彩，就是共和國也得不到好處，要到下個世代才能對這些新仇舊恨做一個徹底的了斷。曼努埃爾的部將向國君提出報告，他的實力強大可以鎮壓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的國內叛亂，但是部隊的條件很差，不足以拒止西西里國王迫在眉睫的攻擊。他的先見之明很快獲得證實，帕拉羅古斯去世以後，指揮權被授予幾位軍事首長，這些人都有很高的階級，都同樣欠缺軍事的才能。希臘人在海洋和陸地全都失利，只有被俘的殘留人員逃過了諾曼人和薩拉森人的屠殺，所有針對征服者個人或主權的敵對行動從此全都被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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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派出第二支軍隊登陸意大利海岸，西西里國王欽佩曼努埃爾的勇氣和堅毅，於是羅傑用尊敬的態度寫信給新一代的查士丁尼，懇求30年的和平或是休戰(1156 A.D.)。他將曼努埃爾賜予他的國王頭銜當成禮物收下來，承認自己是羅馬帝國負責軍事行動的諸侯。拜占庭的愷撒默認當前的主權狀況，從來沒有想過諾曼的軍隊能在麾下服務，何況他們可能也沒有這個意願。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之間的30年的休戰協定沒有受到敵對行動的干擾。等到這個期限快要終了時，曼努埃爾的寶座為一個毫無人性的暴君安德洛尼庫斯所篡奪，這個惡漢為他的國家和人類所憎恨，實在是罪有應得。羅傑的孫子威廉二世願為科穆寧家族的流亡人士主持正義。安德洛尼庫斯的臣民像對朋友一樣，對這些外來的陌生人致敬，因為他們厭惡統治者，當他是最壞的敵人。

拉丁的歷史學家敘述4位伯爵率領艦隊和軍隊，入侵羅馬尼亞的快速進展，攻佔很多城市和堡壘，命他們聽令於西西里國王。希臘人指控並誇大對方犯下惡意和褻瀆的殘酷行為，特別是犯下洗劫帝國第二大城市帖撒洛尼卡的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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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里哀悼這些所向無敵但毫無疑心的武士，他們竟遭到可悲的下場，居然為手下敗將的計謀所消滅。希臘人則用凱旋的歌聲讚美他們的同胞，在馬摩拉或普羅蓬提斯海的海上、在斯特裡蒙河的兩岸、在都拉斯的城牆下面，不斷獲得光榮的勝利。希臘人激起一場革命，用來懲罰安德洛尼庫斯的罪行，那些憑著宗教狂熱和戰鬥勇氣獲得成功的叛徒團結一致反對法蘭克人，有1萬人在戰場被殺，還有4000名俘虜任人處置，足以讓新登基的皇帝艾薩克·安吉盧斯滿足他的虛榮或報復心理。這個事件是希臘人和諾曼人之間最後的爭執(1185 A.D.)，還不到20年，敵對的國家都已經喪失主權，或淪落在外國人的奴役之下，君士坦丁的繼承人留在人世的時間不夠長久，無法嘲笑西西里君主國的滅亡。


 十一、威廉一世和二世的統治以及諾曼人的絕滅(1154—1204 A.D.)

羅傑的權杖繼續傳授給他的兒子和孫兒，雖然他們那「威廉」的稱號會讓人感到混淆，不過眾所周知的「壞蛋」和「善人」的諢名，倒可以很容易將他們分辨出來，但這些諢名描述罪惡和德行的極致，嚴格來說卻無法完全適用於任何一位諾曼君主。威廉一世(在位時間為公元1154年2月26日到1166年5月7日)沒有喪失家族的英勇精神，在遭到危險和感到羞辱時，也會訴諸武力奮起一戰，但是他的性格昏庸、行為放蕩、情緒衝動而且任性妄為，不僅要對自己的惡行負責，就是重用水師大提督馬約，也要歸於他的識人不明。馬約濫用恩主對他的信任，還要在暗中謀害君王的性命。西西里自從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後，沾染上很濃厚的東方色彩，像蘇丹的專制和排場，甚至他們的後宮制度。宦官的權勢壓迫和侮辱基督教的人民，並且公開認同或暗中信仰穆罕默德的宗教。那個時代有位口才動人的歷史學家，描述國家所遭受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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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恩負義的馬約有巨大的野心，但還是難逃敗亡的命運；他派出的刺客在自首以後受到懲罰；國王原先被臣下監禁，後來獲得解救；社會的動亂產生的私人宿怨都已私下了結；在威廉一世的統治時期和他兒子的幼年時代，各種相繼產生的災禍和爭執，給巴勒莫、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大陸帶來很大的痛苦。年輕、清白而又英俊的威廉二世(在位時間為公元1166年5月7日到1189年11月16日)受到舉國的鍾愛，所有的黨派都達成和解，恢復法律和秩序。從平易近人的君王成年開始到他最後不幸早逝，西西里享受了一段短時期的和平、公正和幸福，相較於過去的記憶和未來的恐懼，這種美好的生活更是無比寶貴。

歐特維爾的坦克雷德家族合法男性後裔到威廉二世完全斷絕。他的姑母也就是羅傑的女兒，嫁給那個時代最有權勢的君王亨利六世，他是腓特烈·巴巴羅薩的兒子，率軍越過阿爾卑斯山，維護妻子的繼承權利，要求擁有帝國的冠冕。此舉違背了西西里人民一致的意願，看來只有靠武力才能登上帝座。我樂於轉述歷史學家法坎杜斯的文字和觀點，他用愛國者充沛的情感和政治家的先見之明，描繪當時和當地所發生的情況：

君士坦提婭是西西里的女兒，她在襁褓中時，在幸福之島受到愉悅和豐盛的哺養，接受文雅和良好的教育。蠻族獲得我們的財產變得富足以後，就帶著她離開這裡，這時她又跟著野蠻的盟友一起回來，受人尊敬的雙親顯現在世人面前的美德，全部都被她玷污。我已經目睹一群怒氣衝天的蠻族蜂擁而來：我們那些富饒的城市，長久以來享受和平的樂土，在畏懼之下戰慄，在殺戮中荒蕪，為劫掠所毀滅，為酒色所褻瀆。我親眼看到我們的市民受到屠殺或囚禁，我們的處女和貴婦受到強暴。在這種慘絕人寰的狀況下(他質問一位朋友)，西西里人到底應該採取哪些行動？只有毫無異議地推選出一位英勇而有經驗的國王，西西里和卡拉布裡亞才能得到保護。對於輕浮善變的阿普利亞人而言，即使他們熱心推動新的變革，我還是沒有信心也不抱希望。要是卡拉布裡亞淪陷，墨西拿的高聳塔樓、眾多的青年以及水師的兵力，還可以保障海峽的航道抗拒國外的侵略。要是野蠻的日耳曼人與墨西拿的海盜結伙，他們就會用戰火蹂躪物產豐盛的地區，就像經常受到埃特納火山爆發帶來的毀滅一樣，這些高貴的城市即使沒有受到蠻族敵意足跡的侵犯，還能有多少資源留給島嶼的內陸地區？卡塔納再度被地震夷為平地，敘拉古的古老盛名在貧窮和孤寂中絕滅，但是巴勒莫仍舊享有帝王的冠冕，三層城牆保護基督徒和薩拉森人土生土長的群眾。要是這兩個民族在一位國王的統治下，為了共同的安全而團結起來，他們會用舉世無敵的武力反擊當前的蠻族。但是，如果薩拉森人為不斷的傷害而勞累不堪，他們就會退避一旁或者揭竿而起。要是他們據有山區或海邊的城堡，不幸的基督徒就會暴露在兩面攻擊之下，就像置身於鐵錘和鐵砧之間，不僅完全喪失希望而且難逃被奴役的命運。

我們不要忘記這位教士愛國家甚於宗教，他一直在找機會要與穆斯林結盟，因為伊斯蘭教徒在西西里仍然人數眾多而且勢力強大。

法坎杜斯的希望獲得初步的滿足，至少能夠達成意願，那就是坦克雷德獲得自由和共同的推舉，他是第一任國王的孫兒，雖然身份是私生子，但在民政和軍事上的表現出眾，毫無瑕疵。他在生命中僅有的4年統治期間，率領部隊到達阿普利亞最遠的邊陲地區，對抗日耳曼的強權和勢力，使對方願意送回皇家的俘虜——君士坦提婭本人，既沒有對她造成傷害也不提贖金，就策略或理性而言，看來已超越最慷慨的程度。等到坦克雷德逝世以後，孀婦和幼兒所繼承的王國很快滅亡，毫無掙扎之餘地，亨利六世獲勝的軍隊從卡普阿追擊到巴勒莫。

亨利在軍事上的成就，破壞了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平衡，要是教皇和自由城邦深入考量明顯和實際的利益，就會將塵世和宗教的權勢合併在一起，制止日耳曼帝國和西西里王國帶來危險後果的聯合。但是梵蒂岡經常受到讚許或責難的狡詐政策，在這種狀況下變得盲從而且消極。傳說亨利俯伏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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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萊斯廷三世把皇冠從他的頭上踢走，要是真有其事，像這種徒然無益的傲慢行動，只能使朋友借口取消應盡的義務，同時激怒敵人採取報復的手段。熱那亞人很高興在西西里達成對雙方都有益的貿易和聯盟，亨利對此表示無盡的感激，給予承諾要迅速展開行動，他們的艦隊控制著墨西拿海峽，並且開放巴勒莫的港口。亨利進行統治的第一步行動，是針對這些不夠明智的盟友，除了廢止他們的特權，還要攫取他們的財產。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不和，使法坎杜斯最後的希望成為泡影，他們在首都發生衝突，後者有數千人被殺，但是倖存的教徒在山區負隅頑抗，擾亂全島的和平達30多年之久。

腓特烈二世的政策是將6萬薩拉森人遷移到阿普利阿的諾切拉。皇帝和他的兒子曼弗魯瓦在對抗羅馬教廷的戰爭中，基督之敵在他們的麾下服務，不僅加強了他們的實力，也帶來令人羞辱的成就。外來民族的殖民地在意大利的心臟地區，維持他們固有的宗教和習俗，直到13世紀的末葉，安茹家族的狂熱和報復使他們慘遭滅絕的下場。有預見性的演說家感歎這些災禍的發生，日耳曼皇帝的殘酷和貪婪更勝過這些災難。他毀損和挖掘皇家的墓地，在皇宮、巴勒莫和整個帝國探測密藏的財寶，只要是值錢的珍珠和寶石全部拿走，有160匹馬滿載著西西里的金銀財寶。年輕的國王和他的母親以及姐妹、所有的貴族無論性別，全都被分別監禁在阿爾卑斯山的城堡，只要出現一點叛變謠傳，這些俘虜不是丟掉性命就是被剜去眼睛，再不然就是受到閹割，喪失子孫綿延繁衍的希望。君士坦提婭也為國家的不幸遭遇一掬同情之淚，這位諾曼帝系的女繼承人努力奮鬥，要阻止專橫丈夫的不法行為，為新生的兒子保有世襲的產業，他的兒子就是下個世紀鼎鼎大名的腓特烈二世皇帝。這次變革發生的10年後，法蘭西的統治者併吞諾曼底公國(1204 A.D.)，古老公爵的權杖透過「征服者」威廉的孫女之手轉移到金雀花王朝。冒險犯難的諾曼人曾在法蘭西、英格蘭和愛爾蘭，以及在阿普利亞、西西里和東方，豎立起無數的勝利紀念碑，他們因勝利和奴役而迷失於這些曾經征服的國家中。


 第五十七章 塞爾柱土耳其人 起兵反叛印度征服者馬哈茂德蘇丹 托格魯爾平定波斯保護哈里發 阿爾普·阿斯蘭擊敗東羅馬皇帝狄奧吉尼斯將其俘虜 馬立克沙王的權力和功績 奪取小亞細亞和敘利亞 耶路撒冷的情勢及鎮壓 朝拜聖地(638—1152 A.D.)


 一、土耳其蘇丹馬哈茂德的崛起和偉大的事功(997—1028 A.D.)

讀者可以從西西里島越過裡海到達土耳其人或土庫曼人最早的所在地，他們也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最主要的對象。公元6世紀的西徐亞帝國很久以前就已解體，但這一稱號在希臘人或東方人之中還是享有大名。從這個大團體所分裂出去的碎塊，每個都成為勢力強大和稟性獨立的民族，散佈在從中國到阿姆河與多瑙河之間遼闊的曠野上。匈牙利人的勢力進入歐洲的共和國，亞細亞的寶座則被土耳其血統的士兵或奴隸所據有。就在阿普利亞和西西里被諾曼人的長矛所佔領時，大群北國的牧羊人遍佈波斯王國；塞爾柱人的君主從撒馬爾罕到希臘和埃及的邊界，建立起一個光輝燦爛的偉大帝國；土耳其人在小亞細亞維持他們的主權和疆域，直到勝利的新月旗飄揚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圓頂上面。

伽色尼王朝的馬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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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稱馬哈茂德是最偉大的土耳其君王之一，他在基督紀元1000年時統治波斯的東部行省(997—1028 A.D.)。他的父親塞貝克塔吉是教徒領袖的三等奴隸。但是在各等次的奴隸之中，第一等僅僅是名義上的奴隸，因為在河間地帶和呼羅珊的統治者都屬於這一類，他們對巴格達的哈里發仍保持名義上的忠誠；第二等是政府的大臣或是薩曼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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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將，用反叛來掙脫政治性奴役加在身上的束縛；但是第三等則是上述叛徒家庭中真正的奴隸，塞貝克塔吉就是在這種環境裡憑著英勇和武藝擢升到最高軍職，負責指揮伽色尼的行省和城市，心懷感激的主子讓他成為女婿和繼承人。衰落的薩曼王朝開始受到臣屬的保護，最後還是被這些人顛覆。在社會的騷亂狀況下，馬哈茂德的財產繼續增加。「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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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頭銜是為了他而首度創造出來的，他統治的王國從河間地區擴張到鄰近的伊斯法罕，從裡海的海岸到印度河的河口。不過他發起聖戰來對付印度斯坦的印度教徒，才是獲得名聲和財富的主要來源。

我用來敘述他在外國事功的篇幅並未超過一頁，然而他的12次遠征行動以及所有的會戰和圍攻，就是用整卷書來敘述，也只能簡述過程而已。無論是嚴酷的氣候、高峻的山地、不毛的沙漠、兵力優勢的敵人還是無堅不摧的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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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使伊斯蘭的英雄感到驚慌和沮喪。伽色尼的蘇丹超越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國境，經過3個月的行軍以後，越過克什米爾和西藏的山嶺，到達上恆河地區著名的城市基諾吉，
[290]

 同時在印度河一條支流的水上作戰中，迎戰並且擊敗當地土人的4000艘船隻。德裡、拉荷和木爾坦都被迫開城投降。富裕的古扎拉特王國激起他的野心，也吸引他停留下來，基於貪婪的心理遷就徒然無用的計劃，想要在南方的大洋發現出產黃金和香料的島嶼。「拉甲」只要支付貢金就可以保有主權，人民可以保住生命和財產，但是對於印度斯坦的宗教，狂熱的穆斯林不僅殘忍而且冷酷無情。數以百計的廟宇和浮屠被夷為平地，數以千計的偶像都被摧毀破壞，先知的僕人受到這些貴重物質的激勵，拆除的金銀珠寶成為他們到手的報酬。

第烏是葡萄牙人最後還能保有主權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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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有一個稱為蘇姆納特的浮屠位於古扎拉特海岬，擁有2000個村莊的稅收，2000名婆羅門在這裡獻身服侍神明，每天早晨和傍晚要用遙遠的恆河運來的水替神淨身。更下一階的服務人員包括300名樂師、300名理髮匠和500名舞女，這些人的家世或容貌都出類拔萃。這座廟宇三面受到海洋的保護，狹窄的峽道用一個天然或人工的懸崖來加強防禦的力量，城市和相鄰的地區有為數眾多的宗教狂熱者。他們承認基諾吉和德裡所犯的罪孽和應受的懲罰，要是有不夠虔誠的外人膽敢接近神聖的區域，必然會被神明報復的霹靂打得粉身碎骨。馬哈茂德的信仰激起他那無所畏懼的勇氣，以挑戰印度神明來作為對自己的考驗，前來膜拜的信徒有5萬名被穆斯林的標槍戳死。他們用雲梯爬上城牆，聖所受到褻瀆，征服者瞄準偶像的頭部，用他的鐵錘矛奮力一擊。據說戰慄的婆羅門願意奉上1000萬鎊作為贖金，最有見識的軍師據理力言，毀滅一座石頭神像無法改變印度教徒的內心，奉獻這樣一筆巨款倒是可以拯救真正的信徒。蘇丹回答道：「你們講得很有道理，但是絕不要讓後代子孫把馬哈茂德看成一個販賣偶像的商人。」他還是不停地用錘矛擊打，發現大量的珍珠和紅寶石藏在雕像的腹部，這也可以解釋婆羅門的虔誠是何等奢華。這座偶像的貴重碎片分別被送到伽色尼、麥加和麥地那，巴格達聽到這個富於教化意義的故事，哈里發為了表示對馬哈茂德的敬意，特別給他加上「穆斯林信仰的護法者」的頭銜。

看到這些民族的歷史，我只有離開血流成河的道路，去搜集一些知識或德性的成果。伽色尼王朝的馬哈茂德這個名字在東方仍舊受到尊敬，臣民享有繁榮與和平的無上恩典。他的惡行為宗教的簾幕所遮蓋，有兩個耳熟能詳的例子可以證明他的公正和氣度。

其一，當他坐在議事廳裡，有位滿面愁容的臣民俯首在寶座的前面，指控一個土耳其士兵的無禮侵犯，把他從自己的家中和床上趕走。馬哈茂德說道：「你現在暫時不要喊冤，只要他下次再來就趕緊通知我，我要親自前去懲處犯法的士兵。」臣民在前面帶路，蘇丹跟在後面，派衛兵包圍住屋，逮捕搶劫和通姦的罪犯，熄滅所有的火把，宣判這個士兵的死刑。等到他的宣判被執行完畢以後，火把重新點燃，馬哈茂德俯伏在地上祈禱，起來以後要求提供一些家常的食物，貪吃的樣子像是非常飢餓。這個可憐人在冤屈得到報復以後，沒有辦法壓住心頭的詫異和好奇，善體人意的國君親自解釋這種奇怪行為的動機：

按照常情判斷，除了我那個膽大妄為的兒子以外，沒有人敢犯下這種罪行。所以我要熄滅所有的燈火，這樣能在主持正義的時候，不受親情的影響，可以完全依法從事。我的祈禱是要感謝真主能發現罪犯。我的傷心是如此痛苦，以致我聽到你的訴怨以後，三天都沒有進飲食。

其二，伽色尼蘇丹向西部波斯的統治者步武王朝宣戰，接到對方母后的來信就解散大軍，把他的入侵延後，等待她的兒子長大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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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手段高明的攝政在信上說道：

我的丈夫還活著的時候，我總是擔憂你有併吞的野心。他是君王也是士兵，值得你動武用兵。現在他已經過世，把權杖交給婦孺之輩，所以你不必冒險犯難就可乘虛而入。你的征服無法獲得榮譽，失敗會帶來更大的羞恥，而戰陣之事完全掌握在至高無上的真主手中。

利慾熏心這個唯一的缺陷玷污了馬哈茂德光明磊落的人格，不管多麼富裕，還是不能滿足他貪得無厭的心理。東方人一直言之鑿鑿，說他有數百萬的黃金和銀塊，一個人即使再貪婪也無法累積這樣多的財富，珍珠、鑽石和紅寶石的數量龐大，自然界的手藝也無法創造這麼多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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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印度斯坦的土壤中埋藏著很多貴重的金屬，它的貿易無論在哪一個時代都在賺取世界的金銀，這些從來沒有被人動過的戰利品，首次為伊斯蘭的征服者所攫走。他的一生直到最後結束的日子，所有行為始終在表明據有這些財富的虛榮心，那就是獲得這些財富是如何艱辛，擁有它們是如何危險，以及失去它們是如何不可避免。他在伽色尼的寶庫巡視巨大而為數眾多的密室，淚水突然迸出，再度封閉這些庫門，對於這些沒有希望保有的財富，還是不願分出任何一部分賜給他人。次日他校閱軍隊，一共有10萬名步卒和5.5萬名騎兵，再加上1300頭戰象，再度為人類偉大功業的變幻無常而哀泣不已。土庫曼人帶有敵意的進逼使他的憂慮更是苦澀不堪，是他把這個民族帶進波斯王國的腹地。


 二、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遷移過程和征戰行動(980—1038 A.D.)

現代的亞洲處於人口減少的狀況，政府和農業的正常運作只限於城市附近的地區，距離遙遠的鄉村被放棄給阿拉伯人、庫德人和土庫曼人的遊牧部落。土庫曼人有兩個主要的分支，分別從裡海的兩岸向前發展。位於西部的聚落集結著4萬士兵，東部顯然很少接觸外來的旅客，但是這部分的實力更為強大，人口更多，數量增加到10萬個家庭。在文明開化的民族當中，他們保存著西徐亞原始的生活方式，隨著季節的改變遷移他們的營地，在毀棄的皇宮和寺廟裡放牧牲口。羊群和牛只是他們僅有的財產，圓形的帳篷上面覆蓋著毛氈，按照旗幟的顏色非黑即白。羊皮外衣是冬季的穿著，棉布的長袍是夏天的服裝，男子的面孔飽經風霜，看著極為凶狠，婦女的容貌非常柔和可愛。他們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維持尚武的風氣，並不斷演練，習慣於騎馬的戰鬥方式，相互之間以及與鄰人之間經常發生爭執，可以展現出英勇的氣概。他們付很少的貢金給土地的領主，取得放牧的許可，但部族的審判權掌握在酋長或長者的手裡。

東部的土庫曼人是最古老的種族，首次遷徙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紀。在哈里發的式微和部將處於戰力弱勢的狀況下，錫爾河這處天塹經常受到侵犯，或贏或輸的寇邊以後，有些遊牧的部落接受了伊斯蘭信仰。河間地區和卡裡斯姆有廣闊的平原和怡人的氣候，他們在這裡得到自由紮營的權利。土耳其人的奴隸渴望登上寶座，對這種遷徙的行動加以鼓勵，可以徵兵充實部隊的戰力，使他們的臣民和敵手產生敬畏之心，保護邊疆，對付突厥斯坦更為粗野的土著。這些策略為伽色尼王朝的馬哈茂德所濫用，已經超過前代所發生的案例。塞爾柱人有一位住在布卡拉地區的酋長伊斯梅爾，使馬哈茂德得到教訓知道自己犯了錯。蘇丹想要知道，究竟能獲得多少人員才可以滿足軍隊的要求。伊斯梅爾回答道：「要是你派人將這樣的箭矢送一支到我們的營地，就有5萬人騎在馬上聽候差遣。」馬哈茂德繼續說道：「要是這個數目還不夠用怎麼辦？」「送第二支箭矢到巴裡克旗，就會再增加5萬人。」伽色尼的蘇丹掩飾住焦急的神色說道：「但是，如果我堅持要求全部兵力，包括你的親屬所擁有的部落，那又該怎麼辦？」伊斯瑪最後回答道：「將我的弓送過來，等到傳檄四方，就有20萬人馬聽從召集的命令。」馬哈茂德對他們之間堅定不移的友情還是感到憂心忡忡，就把最讓人感到難以處理的部落遷移到呼羅珊的腹地，利用阿姆河的阻隔將他們與親人分離，並從四面八方圍住聽命的城市所建的城牆。但是這片領土成為誘惑的目標，並沒有使他們感到懼怕，只要伽色尼的蘇丹離開國內或是死亡，統治的強制力量立即鬆弛下來。牧羊人變為強盜，成群的流寇聚集起來就是征服者的軍隊，哪怕是遙遠的伊斯法罕和底格里斯河地區，波斯人同樣感受到掠奪寇邊的痛苦。

土庫曼人就勇氣和人數來說，與亞洲最傲慢的統治者相比較，絕不會自歎不如也不會心存畏懼。馬蘇德是馬哈茂德的兒子和繼承人，長久以來忽略明智的「奧姆拉哈」提出的勸告。他們一再勸說：「你的敵人最初只是一群螞蟻，現在已經變為小蛇，要是不趕緊將他們徹底消滅，很快就會成為長著毒牙的巨蟒。」經過反覆不斷的休戰協定和敵對行動，他的部將有時被擊敗，有時獲得局部的勝利，最後蘇丹親自率領部隊進軍對抗土庫曼人，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蠻族發出野性的叫囂和不成章法的奔襲。波斯的歷史學家說道：

馬蘇德身陷敵軍陣列之中，單獨對抗手執利刃的人潮，展現出超人的神力和無畏的行動，過去從來沒有一位國王有如此英勇的表現。只有少數幾位朋友為他的刀劍和作為激起高昂的士氣，追求榮譽的決心更加強了他們的鬥志，拼盡全力支持君主的出擊。他只要揮舞致命的長劍，敵人不是被砍倒在地，就是急忙向後退走。但是就在勝利即將來臨的時候，厄運隨後而至，當他環顧四周的狀況時，發現除了他親自指揮的團隊以外，全軍都在爭先恐後四散逃走。

有些土耳其人出身的將領出於怯懦或反叛而背棄伽色尼王朝，在岑德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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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戰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牧羊人的國王在波斯建立他們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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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塞爾柱王朝創始者托格魯爾·貝格的性格與作風(1038—1152 A.D.)

勝利的土庫曼人立即開始推舉一位國王，要是拉丁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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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記載有幾分可信，就能知道他們決定用抽籤來選出新的統治者。在一批箭中每支都刻著部落、家族和候選人的名字，然後一名兒童用手從這扎箭中抽出一支，托格魯爾·貝格(1038—1063 A.D.)獲得最重大的獎品。他是米凱爾的兒子和塞爾柱的孫子，後裔子孫建立偉大的事功，使「塞爾柱」這個綽號能夠永垂不朽。馬哈茂德蘇丹為精通氏族的宗譜學而感到自豪，對塞爾柱家族卻一無所知。然而這個種族的創始者很明顯是一個勢力強大的知名酋長
[297]

 塞爾柱，他竟敢闖入君主的後宮，因而被逐出突厥斯坦，帶著一個人數眾多的部落包括他的朋友和家臣，渡過錫爾河，在撒馬爾罕附近地區落腳，皈依穆罕默德的宗教，在對抗不信者的戰爭中獲得殉教者的冠冕。塞爾柱活到107歲，比兒子更長壽，照料兩個孫子托格魯爾和雅法，45歲的長孫在皇家城市尼沙布爾被授予蘇丹的頭銜。

決定接位的候選人完全靠運氣，從托魯格爾的德行證明抽籤之事非常得當。讚譽土耳其人勇猛，是毫無必要的話，托格魯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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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抱負不下於他的勇氣，他運用武力將伽色尼王朝趕出東部的波斯王國，逐漸向印度河的兩岸發展，要尋找抵抗較少而財富更多的征服行動。他在西部消滅步武王朝，伊拉克的權杖從波斯人手裡傳給土耳其民族。塞爾柱人的弓箭使這些君王感受到威脅，產生畏懼的心理，都跪在塵土中叩頭求饒。征服米底或阿德比津以後，他已接近羅馬人的疆界。被視為牧羊人的塞爾柱土耳其人竟敢派遣一名使臣或是傳令官，要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繳納貢金和聽命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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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格魯爾在他的疆域之內是士兵和人民的父親，運用堅定和平等的統治手段，將波斯從混亂的不幸局面中解救出來，這個沾滿鮮血的人成為法律秩序和公眾安寧的保護人。

土庫曼人當中最粗獷也可能是最聰明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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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住在祖先所使用的帳篷之中，從阿姆河到幼發拉底河，由這些土著的君王保護和擴張他們的軍事殖民地。但是在宮廷和城市的土耳其人，官位和職權使他們的行為變得高雅，休閒和歡樂使他們的生活變得軟弱，他們模仿波斯人的穿著、語言和習俗，尼沙布爾和雷伊的皇宮展現出一個大國的規模和格局。建立功勳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被擢升到政府的高位，整個土耳其民族用熾熱和誠摯的態度接受穆罕默德的宗教。由於類似行為所產生的影響，那些遍佈歐洲和亞洲北部的蠻族就此分離，再也無法復合。在伊斯蘭教徒當中，就和在基督徒中一樣，他們那模糊的當地傳統屈從於優勢體制的理性和權威，也屈從於古代的名聲和民族的認同。《古蘭經》的勝利更為純潔和值得讚許，因為它沒有借助任何可能會吸引異教徒的偶像崇拜的方式。最早的塞爾柱人蘇丹以信仰的虔誠和狂熱知名於世，每天實施5次禱告並且要讓真正的信徒參加，每星期的頭兩天要舉行額外的齋戒。托格魯爾為皇宮整建基礎之前，先在每個城市完成一所清真寺。

塞爾柱的兒子誠心皈依《古蘭經》，對於先知的繼承人產生孺慕的尊敬心理。雖然巴格達和埃及的哈里發具有崇高的特性，卻仍舊發生爭執，每位對手都懇求有實力而又不識字的蠻族，憑著他們的判斷來證實他們的頭銜。伽色尼王朝的馬哈茂德公開宣稱，他贊同阿拔斯的世系，對於法蒂瑪王朝的使臣所呈送的官服，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然而忘恩負義的哈希姆基於運道的變遷要改弦更張，對岑坎德會戰的勝利大聲歡呼，把塞爾柱的蘇丹稱為他在塵世的代理人，統治整個伊斯蘭世界。托格魯爾對於這個極為重要的托付，不僅全力貫徹而且擴大範圍，被請去解救哈里發卡耶姆，他服從神聖的召喚，運用武力獲得一個新的王國。教徒領袖在巴格達的皇宮還是昏睡不醒，成為受到尊敬的幻影。步武王朝的君主是他的臣屬(其實是主子)，無法再保護哈里發免於出身卑微的僭主的無禮冒犯。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埃米爾發起叛變，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兩面都受到壓迫。巴格達懇求一位征服者的親臨，將之看作是帶來祝福和恩賜，兵刀戰火的短暫災禍可以當作劇烈而有益的治療，能夠恢復國家的健康和社會的安寧。波斯的蘇丹率領一支無敵的大軍從哈馬丹出兵(1055 A.D.)：態度傲慢的人難逃被殲滅的命運，俯伏在地就會得到寬恕。步武王朝的君王絕滅，最頑強的叛徒都被砍下頭顱放在托格魯爾的腳前，托格魯爾讓摩提爾和巴格達的人民受盡痛苦，使他們獲得順從的經驗和教訓。等到懲治罪犯和恢復和平以後，身登大寶的牧羊人接受他那辛勤工作所應得的報酬，一部莊嚴的喜劇表現出宗教傳統超越蠻族權力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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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蘇丹乘船在底格里斯河上航行，到達拉卡的城門前面登岸，在萬眾矚目之下公開乘馬進入城市。為了表示恭敬，他在皇宮的門口下馬，然後開始步行，埃米爾沒有攜帶武器，在前面領路。哈里發坐在黑色簾幕的後面，阿斯拔王朝特有的黑袍披在肩上，手裡拿著真主的使者生前所用的木杖。東部的征服者親吻地面，站起來保持最謙遜的姿態，首相和一名通譯引導他來到寶座的前面。等到托格魯爾坐上另一張寶座以後，公開宣讀委任書，承認他是先知代理人在塵世的部將；陸續授予他7件官服，贈給他7個奴隸，分別是阿拉伯帝國7個地區的土著；供他使用的神奇帷幕發出麝香的氣味，兩頂皇冠置放在他的頭上，兩把彎刀掛在他的身側，作為他統治東部和西部的象徵。就職典禮舉行完畢，蘇丹欲行跪拜之禮，卻被婉拒，他兩次親吻教徒領袖的手，傳令官宣佈他的頭銜，穆斯林齊聲發出歡呼。

第二次拜訪巴格達時，塞爾柱君王再度從敵人手裡救出哈里發，很恭敬地牽著騾子的韁繩，在前面步行把他從監獄送到皇宮。托格魯爾的姐妹嫁給先知的繼承人，婚姻關係使他們的聯盟更為堅實，卡耶姆毫不猶豫地接受一個土耳其處女進入他的後宮，然而他擺出高傲的姿態拒絕將女兒許配給蘇丹，高貴的哈希姆家族不能與西徐亞牧羊人的血統混雜。協商的時間拖延了幾個月，直到卡耶姆的收入逐漸減少，等於警告他仍舊逃不過主子的手心。皇家的婚禮以後接著是托格魯爾的逝世(1063 A.D.)，沒有留下子女，就由侄兒阿爾普·阿斯蘭繼承蘇丹的頭銜和特權(1063—1072 A.D.)，穆斯林的公開禱告頌揚托格魯爾的名字，順序是在哈里發的後面。但阿拔斯王朝在這場變革之中，獲得相當程度的自主和權力，土耳其國君坐在亞洲的寶座上，對於巴格達的內政很少產生猜忌之心。波斯王朝的現況和缺陷暴露出最大的弱點，現在教徒領袖獲得解救，不再為羞辱的命運而感到坐立難安。


 四、阿爾普·阿斯蘭的出兵以及與羅馬帝國的衝突(1050—1072 A.D.)

自從哈里發的權勢式微以來，內訌和墮落的薩拉森人開始尊敬羅馬的亞洲行省，這些都是勝利的尼西弗魯斯、齊米塞斯和巴西爾所光復，一直延伸到安條克和亞美尼亞的東邊國界。巴西爾二世逝世後25年(1050 A.D.)，他的繼承人突然受到蠻族的襲擊，這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種族，能夠將西徐亞人的英勇和新改信者的宗教狂熱結合起來，運用謀略和財富組成一個勢力強大的君主國。無數的土耳其騎兵散佈在從陶裡斯到阿爾澤魯烏姆600英里長的邊界，有13萬基督徒喪失生命，成為阿拉伯先知最樂意接受的祭品。然而托格魯爾所運用的武力和作為，沒有讓希臘帝國產生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蠻族的洪流衝過毫無抵抗的原野，蘇丹圍攻一座亞美尼亞城市，結果無功而退，殊少人知的敵對行為因為世事的盛衰變遷而繼續推動，或是停頓不前。馬其頓軍團的英勇善戰反而使亞洲征服者重建名聲。阿爾普·阿斯蘭這個名字的本意是「威武之獅」，在大眾的觀念裡用來描述一個完美的男子漢。托格魯爾的繼承人表現出個性熾熱和心胸開闊的氣概，真不愧是代表皇家氣勢的猛獸。他率領土耳其騎兵部隊渡過幼發拉底河，進入卡帕多細亞的首府愷撒裡亞，主要是受到聖巴西爾教堂的名氣和財富所吸引。這座建築物有堅實的結構，破壞者無從下手，於是把鑲嵌在壁龕和聖所大門的黃金和珍珠全部取走，而且還褻瀆主保聖徒的遺骨，遺骨早已覆蓋讓人肅然起敬的古老鐵銹。

阿爾普·阿斯蘭對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完成了最後的征服(1065—1068 A.D.)。亞美尼亞的王國名稱和民族精神都被消滅，人工修築的城堡工事被君士坦丁堡的傭兵部隊毀棄。這些外來者毫無誠信可言，資深老兵拿不到薪餉也沒有武器，新徵兵員缺乏經驗或訓練。這個重要邊疆地區的喪失只不過是當天的新聞而已，正統基督徒既不表驚奇也無感傷之意。這樣一個骨子裡沾染聶斯托利派和優迪克派惡習的民族，被基督和聖母將他們送到異教徒的手裡。土生土長的格魯吉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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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伊比利亞人不辭艱辛，防守著高加索山脈的森林和峽谷，然而土耳其蘇丹和他的兒子馬立克，不屈不撓從事這場聖戰。所有的俘虜被迫承諾宗教和塵世的服從，要是不信者仍舊追隨祖先的禮拜方式，就被強迫戴上一個馬蹄鐵，取代他們的頸圈和手鐲成為恥辱的象徵。不過，這種改變並沒有誠意也不普遍，在奴役的時代，格魯吉亞人維持君王和主教的繼承權利。但是這一族的人獲得上天的厚愛，塑造出最完美的形體，現在卻因貧窮、無知和惡習而墮落，他們對基督教的認知和實踐也只是徒有其名，他們之所以沒有淪為異端邪說，僅僅是因為他們根本不識字，無法記得形而上的信條。


 五、羅馬努斯四世的遠征以及馬拉茲克德會戰(1068—1071 A.D.)

伽色尼王朝的馬哈茂德無論是真正的寬宏大量，還是運用欺騙的手法，阿爾普·阿斯蘭都不會加以倣傚，他毫不遲疑就對希臘皇后優多西婭和她的子女發動攻擊。他的進軍等於是向她發出警告，迫得皇后將自己和她的權杖交到一位軍人的手裡，羅馬努斯·狄奧吉尼斯(1068—1071 A.D.)被授予皇帝的紫袍，登基以後不到兩個月，愛國的熱誠和高傲的個性便驅使他離開君士坦丁堡。在神聖的復活節慶典期間上戰場，就時機的選擇而言最引起反感。狄奧吉尼斯在皇宮不過是優多西婭的丈夫，只有到了軍營才是羅馬的皇帝，同時他要盡力面對當前的情勢，運用供應不足的資源，發揮所向無敵的勇氣。在他的精神和成就的鼓舞之下，士兵獲得教導採取行動，臣民獲得信心產生希望，敵人獲得教訓感到畏懼。土耳其人突入弗裡吉亞的腹地，蘇丹卻將戰爭托付給他的埃米爾來處理。為了保護征服行動的成果，為數眾多的分遣部隊散佈在亞細亞地區。他們滿載著戰利品，毫無紀律可言，在分離的狀況下為希臘人所擊敗。皇帝的積極作為使他的御駕親征更是倍增聲勢。當敵人聽說他的遠征行動指向安條克時，他們在特拉布宗的小丘已感受到他的部隊所發揮的威力。在3次極其艱辛的戰役中，土耳其人被趕過幼發拉底河。羅馬努斯四世發起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戰役，以解救亞美尼亞。一片荒蕪的土地使他不得不運送所需補給品，主要是兩個月的糧草。他揮軍前進，開始圍攻馬拉茲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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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重要的堡壘位於現代城市阿爾澤魯烏姆和凡恩的中途。皇帝的大軍總數至少有10萬人，弗裡基亞和卡帕多細亞的烏合之眾也來增援君士坦丁堡的部隊。但真正有實力的作戰單位是由歐洲的臣民和盟友所組成，像馬其頓的軍團和保加利亞的騎兵部隊；還有摩爾達維亞人的一個旗，名叫烏齊，他們的種族也算是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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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部分是法蘭克人和諾曼人的傭兵和亡命之徒組成的隊伍。巴利奧爾那位英勇的烏澤爾，是蘇格蘭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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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親戚或祖先，指揮持著長矛的騎士進攻，他們對於武器的運用可以先聲奪人，或是採用希臘人的戰鬥方式，按照皮瑞克戰舞的步伐前進。

阿爾普·阿斯蘭接到敵人大膽入侵的報告，已經威脅到他所繼承的疆域，親自率領4萬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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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快到達作戰現場，迅速而靈活的部隊行動使兵力佔優勢的希臘人感到沮喪和驚慌。蘇丹擊敗了對方的主將巴西拉修斯，首次展現出他的英勇仁慈。羅馬努斯四世在佔領馬拉茲克德以後，竟然極為不智地選擇分兵。他企圖召回法蘭克人的傭兵部隊，還是徒勞無功，這些心懷鬼胎的盟友拒絕服從命令，他也不願浪費時間等待他們歸隊。烏齊人棄營而去使他充滿憂慮和疑懼。他仍然反對周圍人員提出的對他最有利的勸告，不顧一切拔營前進，企圖速戰速決。要是他接受蘇丹很公平的建議，羅馬努斯不僅可以全身而退，或許也能確保雙方的和平解決，但他認為這個提案是敵人畏戰或示弱的表現，用侮辱和挑釁的語氣回答：「蠻族若是期望和平，就要從佔領的地區撤走，讓羅馬人紮營，要雙手奉上雷伊的城市和宮殿，作為表示誠意的保證和誓言。」

阿爾普·阿斯蘭對於這個極為自負的要求感到可笑，但是也為即將有如此多的伊斯蘭教徒陣亡而傷心流淚。在虔誠的祈禱以後，他公開向大家宣佈，要是有任何人想要離開戰場，都可以獲得他的同意。他自己動手將坐騎的尾巴綁緊，將慣常使用的弓和箭換成一根錘矛和彎刀，穿上白色的服裝，全身敷上香粉，告訴大家要是他戰敗，此地就是他的墳墓。
[307]



蘇丹很高興自己能不用投射武器，但是戰勝的希望還是要依靠土耳其騎兵使用的弓箭，他將騎兵中隊部署成鬆散的新月隊形。羅馬努斯把軍隊編成一個實心的方陣，取代希臘戰術的連續戰線和預備隊的運用。方陣在進擊時可以施加無堅不摧的壓力，卻很難保持原有的隊形，也無法持久，何況蠻族的抵抗講究技巧而且保持著一定的彈性。他在這場散漫而無結果的戰鬥中浪費了大半個夏日的時間，基於謹慎的著眼和部隊的疲勞，不得不退回自己的營地。然而面對作為積極的敵人，要從陣前撤離是非常危險的行動，他們的隊標剛剛轉到後方，堅固的方陣馬上就解體，可能是出於安德洛尼庫斯可恥的怯懦，或許是更可恥的猜忌。他是對羅馬努斯懷有敵意的皇族，這種行為是對他的出身和愷撒的紫袍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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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混亂和疲乏的時刻，土耳其騎兵中隊發射的箭矢有如陣雨般落下，聲勢大振的新月隊形兩邊的彎角在希臘人的後方合圍。在軍隊受到摧毀和營地受到洗劫的狀況下，已經無須提及希臘人被殺或被俘的數量。拜占庭的作家哀悼一顆無價明珠的喪失，他們忘記提到，在這個重要的日子，羅馬的亞洲行省已經無可避免地遭到犧牲的命運。


 六、阿爾普·阿斯蘭的勝利和最後的死亡(1071—1072 A.D.)

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決不放棄，羅馬努斯想在收容和整頓殘部以後，再去救出殘存的軍隊。皇帝所在的中央位置，四周已經沒有掩護的兵力，被戰勝的土耳其人圍得水洩不通。他仍舊鼓起勇氣負隅頑抗，堅持戰鬥，直到白晝的結束。勇敢而忠誠的臣民都追隨他的旗幟，現在都在四周陣亡。皇帝的坐騎已被殺死，本人也受了傷，然而他還是屹立不倒，發揮大無畏的精神，直到一大群人強行把他壓倒在地，並且用繩索把他綁住。擒獲一位皇帝的光榮可以得到最高的獎賞，一名奴隸和一名士兵因而發生爭執。奴隸曾經看到他坐在君士坦丁堡的寶座上，士兵在作戰中完全殘廢，證明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羅馬努斯的武器、珠寶和紫袍都被搶走，在戰地度過可怕而危險的夜晚，身處一群毫無秩序的卑賤蠻族中間。皇室身份的俘虜在清晨被送到阿爾普·阿斯蘭那裡，他甚至還懷疑皇帝怎麼會落到這種下場，直到使臣的報告辨明他的身份，還有巴西拉修斯悲慘的面貌，流著眼淚一直抱住不幸統治者的腳。君士坦丁的繼承人穿著平民服裝，被引導到土耳其人的議事廳，受到指示在覲見亞洲之主時，要俯身親吻地面。他很勉強地從命行禮，阿爾普·阿斯蘭從寶座上站起來，傳說他用腳踩住羅馬皇帝的頸項。這種狀況就事實而言非常可疑，如果蘇丹順從一個民族的習俗而施加侮辱，那麼個性固執的敵人對於他其餘的行為，就不會讚不絕口，說蘇丹的行為能夠在最文明的時代提供仁慈的榜樣。阿爾普·阿斯蘭立即將被俘的皇帝從地上扶起來，3次緊握住他的手表示親切的同情，一再保證他的生命和尊嚴不會受到侵犯，認為自己也是君王，知道尊敬對手的高貴身份，瞭解到氣運的盛衰榮枯。羅馬努斯從議事廳被引導到鄰近的帳篷，蘇丹官員的接待非常氣派，態度慇勤有禮，讓他每天兩次坐在蘇丹餐桌最尊貴的位置。8天的談話都很親切而且毫不拘束，征服者沒有表現出一句話和一個眼神的侮慢。但是他嚴辭譴責那些不忠不義的臣民，竟然在危險的關頭拋棄他們最為英勇的君主，同時也溫和地勸告他的敵手，在這場戰爭中他犯了很多的錯誤。

在最初的談判中，阿爾普·阿斯蘭詢問他期望接受哪些處置的方式，皇帝保持平靜無所謂的態度，顯示出他有自由奔放的心靈。羅馬努斯說道：「要是你殘忍，就會奪取我的性命；要是你驕傲而又自負，就會把我拖在你戰車的後面；要是你考慮到利益，就會接受贖金並且放我回國。」蘇丹繼續問道：「要是你的軍隊受到命運的眷顧，你會表現出哪種行為？」希臘人的回答洩露出他的感受，然而無論是從謹慎還是感恩的角度來說，他都應該把這種情緒隱藏在內心深處才對。他面露凶光地說道：「要是我把你打敗，就會用鞭子狠狠抽你一頓。」土耳其的征服者對於俘虜的無禮言辭一笑置之，他說，基督教的律法是教導信徒要愛他們的仇敵，原諒傷害他們的人。這時阿爾普·阿斯蘭用高貴的態度宣佈，他決不倣傚自己所譴責的行為。經過反覆的商討之後，蘇丹指示釋放俘虜，並確定和平協定的條款：被俘皇帝的贖金是100萬枚金幣，每年的貢金是36萬枚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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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的子女締結婚約，在希臘人權勢管轄下的穆斯林全部獲得自由。羅馬努斯在簽署條約時發出一聲歎息，這種結局真是羞辱帝國的尊嚴。他立刻被授予一件土耳其的官袍，被俘的貴族和大公來到君主身邊，蘇丹用慇勤有禮的擁抱與他作別，並且贈送貴重的禮物和一支武裝衛隊。他抵達帝國的邊界就接到消息，所有的地方和行省拒絕向一名俘虜效忠。他費盡力氣才張羅到20萬枚金幣，權勢消退的國君只能運去部分的贖金，很傷心地表示他已經無能為力，感到非常可恥。蘇丹出於豪俠仗義或是雄心壯志的抱負，準備要贊助他的盟友進行復國的大業。但是羅馬努斯的戰敗、囚禁和死亡，使他的企圖無法實現。

在和平條約中，看不到阿爾普·阿斯蘭向被俘的皇帝強行索取任何行省或城市的條款，因為打了勝仗獲得的戰利品已使他報仇雪恥獲得滿足，還有從安條克到黑海，整個安納托利亞都成為他囊中之物。亞細亞最美好的區域遵從他的法律：1200位王公大臣和他們的兒輩，全部站立在他的寶座前面，20萬士兵打著他的旗幟進軍。蘇丹不屑於追擊有如喪家之犬的希臘人，認為征服突厥斯坦才能獲得最大的光榮，因為這裡是塞爾柱家族的發源地。他從巴格達向著阿姆河的兩岸移動，河上的橋樑已遭破壞，僅是運過部隊就耽擱了20天的時間。貝澤姆總督、卡裡斯姆人約瑟夫，使偉大國王的進軍受到延誤，因為他堅守要塞對抗東部的強權。當他成為俘虜被送進蘇丹的御帳時，英勇的行為沒有受到讚許，對方嚴厲譴責他的頑固和愚蠢。叛徒無禮的回答激怒了蘇丹，下令把他綁在四根木柱上，要讓他受盡痛苦才氣絕身亡。聽到這樣的命令以後，絕望的卡裡斯姆人拔出短劍，不顧一切衝向寶座。四周的衛士舉起戰斧，他們忠於職守的行動為阿爾普·阿斯蘭所阻止。他是那個時代技術最高明的射手，在拉開弓的時候腳打滑了一下，箭矢從約瑟夫的身邊擦過，於是他的胸膛被短劍刺中，叛徒立即被砍成數塊。致命的傷勢使土耳其君主給後世傲慢的國王留下臨終的諫言。阿爾普·阿斯蘭說道：

有位智者在我年輕的時候向我提出勸告，在真主的面前一定要謙卑，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蠻力，絕對不可輕視最不起眼的敵人。我忽略了這些寶貴的教導，粗心大意得到應有的懲罰。昨天，我從萬人之上的寶座上注視我率領的軍隊，憑著他們的數量、紀律和銳氣，就會使地球在我的腳下戰慄。這時我在心裡告訴自己：「汝已經成為萬王之王，舉世無敵的偉大武士。」這些軍隊不再為我所有，就是因為我太相信自己的武藝，才會讓一個兇手得逞。

阿爾普·阿斯蘭擁有土耳其人和伊斯蘭教徒的德性，他的見解和氣度博得世人的尊敬。他的臉上留著濃厚的長髯，寬大的頭巾就像戴著一頂皇冠。蘇丹的遺體保存在塞爾柱王朝修建的墓地中，旅客讀了上面的銘文一定會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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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看到阿爾普·阿斯蘭的光榮上達天庭，趕快前往邁魯，就是葬身塵土之中，也已經是死而無憾。」銘文和墳墓最後毀損無遺，更可以證實人類的偉業無法永存。


 七、馬立克建立繁榮的帝國和逝世後帝國分裂(1072—1092 A.D.)

阿爾普·阿斯蘭在世時，他的長子已經被公認為土耳其人未來的蘇丹。等到父親過世，有一位叔父、一位堂兄和一個弟弟出來與他爭奪王位，他們拔出彎刀將追隨者集結起來。馬立克在三方大戰中獲得勝利，建立自己的聲譽，確定長子繼承的權利。在每一個時代(特別是亞洲)，對權力的渴求會引起類似的激烈情緒，也會使社會陷入同樣的混亂狀況。但是，從連續不斷的內戰中，很難找到比這位土耳其君王格言所展現的更純潔、更開闊的心胸。在一次會戰的前夕，馬立克在圖斯進行祈禱，這個地點正好在伊瑪目黎查的墳墓前面。蘇丹從地面站起身，就問跪在旁邊的首相尼扎姆，心裡要向真主懇求的目標是什麼，大臣的回答很謹慎也可能很誠摯：「我祈求真主讓你的軍隊獲得勝利的冠冕。」稟性寬大的馬立克說道：「拿我個人來說，要是我的弟兄對穆斯林的統治做得比我更好，我乞求萬軍之王奪去我的性命和皇冠。」天堂的有利意見為哈里發所批准，教徒領袖這個神聖的頭銜第一次傳授給一名蠻族。然而就這名蠻族的功勳和帝國的擴張而論，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等到波斯和敘利亞問題得到解決之後，為了完成父親的遺志，他率領一支兵力龐大的軍隊，開始進軍征服突厥斯坦。他在渡過阿姆河之際，雇來運送軍隊的船夫都在抱怨，他們的報酬被指定用安條克的稅收來支付。蘇丹繃著臉對這種荒謬的做法感到不悅，首相非常有技巧的奉承話使他面露笑容：「這並不是要延後支付他們的報酬。我之所以選擇這個遙遠的地點，是要讓後代的子孫記得，安條克和阿姆河都臣屬於同一位統治者。」但是這樣敘述他的國界不夠正確而且範圍受到局限，在越過阿姆河以後，他攻佔和降服了布哈拉、卡裡斯姆和撒馬爾罕這些城市，反叛的奴隸或是獨立的夷狄只要敢抗拒，全都難逃被殲滅的命運。馬立克渡過錫霍河或稱錫爾河，這裡是波斯文明最後的界線，突厥斯坦的各旗都屈服於最高霸權之下。他的名字刻在錢幣上面，也出現在喀什噶爾的禱告之中，這個韃靼王國位於中國的邊境。馬立克從中國的邊界把直接的管轄權力和封建的統治方式，一直向著西方和南方延伸，最遠到達格魯吉亞的山區、君士坦丁堡的近郊、耶路撒冷神聖的城市，以及阿拉伯·費利克斯生長香料的叢林。

牧羊人出身的國王並沒有待在後宮過奢侈的生活，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都在採取行動和投身戰場。皇家的營地不斷移動，每個行省陸續感受到他蒞臨所帶來的福分。據說他前後12次巡視面積廣大的疆域，遠超過在亞洲的統治者居魯士和所有的哈里發。在這些遠征行動之中，以麥加的朝聖最為虔誠，表現出富麗堂皇的氣象。軍隊保護商隊的行動自由和安全，他的施捨非常豐富，使市民和朝聖客有發財的機會，荒涼的沙漠也有可以休養生息的地方，是由他修建，然後供給同胞使用的。狩獵給蘇丹帶來歡樂，能夠滿足他的熱情，出獵的隊伍有4.7萬人馬。等到土耳其人完成殺戮的追捕工作之後，根據獲得的數量，每有一隻獵物他就賜給窮人一枚金幣，表示國王不應把時間浪費在無益的消遣上，這是小小的贖罪，以人民的經費來補償人民的損失。他的統治享有和平與繁榮，亞洲的城市裝點著宮殿、醫院、清真寺和學校，很少有人在離開他的議事廳時沒有得到賞賜和酬勞，絕不會有人在他那裡無法得到公平和正義。

塞爾柱的皇室恢復波斯的語言和文學，要是馬立克與一位權勢不如他的土耳其人相互競爭，看誰更為慷慨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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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宮殿就會迴響起100名詩人的讚頌之聲。蘇丹對曆法的改革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和關注，召集東方的天文學家舉行會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根據先知的一項法規，穆斯林限用太陰曆，各月份按照不規律運行的方式出現。然而波斯從瑣羅亞斯德的時代開始，對太陽的運轉有了瞭解並且據以舉行年度的慶典，等到信奉祆教的帝國滅亡以後，曆法的置閏被忽略，分和時微量的誤差累積成為以日為計算的單位，春季的起始日期從黃道十二宮的白羊宮移到雙魚宮。馬立克的統治以格拉勒安紀元的曆法最受人讚譽，時間的計算修正過去或未來的誤差，已經超越儒略歷的水平，在精確度上接近格列高利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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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在這個時期被野蠻的習性所浸染而不能自拔，亞洲的光輝燦爛應該歸功於土耳其征服者的溫馴受教而非學識淵博。智慧和德行的主要部分來自一位波斯首相尼扎姆，他在阿爾普·阿斯蘭父子統治期間管理整個帝國的政務，是東部最為卓越的大臣之一，哈里發尊之為宗教和學術的賢哲之士，深得蘇丹的信任，被視為權力和法律最忠誠的代理人。在負責政事30年以後，首相的名聲以及他的財富和職位成為罪行的證據。他的垮台在於一名婦女和一名敵手的圖謀窺伺。首相的頂戴和角質墨水盒是職位的象徵，一次草率的聲明加速他的失勢：他說這兩者藉著神諭的力量，與蘇丹的寶座和冠冕發生聯繫。年高德劭的政治家在93歲時被他的主子罷黜，受到敵人的指控，最後為一名宗教狂熱分子所謀害，尼扎姆的遺言可以證實他的無辜。首相死後，馬立克的餘日已經不多而且每況愈下，伊斯法罕事件是他自取其辱。蘇丹的構想是要把巴格達的哈里發遷走，自己定居在伊斯蘭世界的首都。穆罕默德弱勢的繼承人獲得10天的延緩，在這個期限結束之前，這個蠻族受到死神的召喚。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奉命提出請求，他要娶一位羅馬公主為妻，但是這個意見最後不了了之，阿歷克塞的女兒不願成為犧牲品，對不近情理的聯姻表示出厭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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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立克的女兒被許配給穆克塔迪哈里發，附帶著專橫的條件，那就是他必須斷絕與妻妾來往，要永遠忠於這個值得尊敬的聯姻。

土耳其人的偉業和團結隨著馬立克沙王的身死而覆滅。他的弟弟和4個兒子爭奪他留下的寶座，經過連續不斷的內戰，倖存的競爭者簽署條約取得協議，塞爾柱家族的長子和主要的旁支永久瓜分整個波斯帝國。4個更年輕的王朝分別是克爾曼、敘利亞和羅姆，克爾曼統治著廣大而又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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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疆域，位於印度洋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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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利亞王國則趕走阿勒頗和大馬士革的阿拉伯君王；值得我們特別關心的是入侵小亞細亞羅馬行省的羅姆王朝。馬立克的政策是寬厚待人，所以才使他們獲得擢升。他允許出於同一血統的王侯，甚至就是在戰場上被他擊敗的對手，憑著個人的雄心壯志去建立新的王國，就是把那些狂熱進取的人員帶走，他也不會表示不快，因為這些人留下來會擾亂他統治的安寧。身為家族和國家最有權勢的領袖，波斯最偉大的蘇丹博得皇家弟兄的服從，並且讓他們按時繳納貢金。無論是誰坐上克爾曼、尼斯、阿勒頗和大馬士革的寶座，還是身為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埃米爾，都要在馬立克的權杖庇護之下，才能豎起自己的旗幟。即使是阿塔貝克家族，以及散佈在西部亞洲草原的土庫曼人各旗，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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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立克過世以後，團結和服從的隊伍開始鬆弛，最後只有散伙。在塞爾柱家族的縱容之下，他們把繼承王國的權利授予他們的奴隸。用東方人的風格來形容，就是有一群君王從他們腳下的塵土中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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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索利曼據有小亞細亞以及塞爾柱人的羅姆王國(1074—1084 A.D.)

庫圖米什是皇族出身的諸侯，是伊茲拉的兒子和塞爾柱的孫兒，在反抗阿爾普·阿斯蘭的戰爭中喪生，仁慈的勝利者在他的墓前流下同情的眼淚。他有5個兒子，全都孔武有力而且熱衷權勢，一心要為父親報仇，拔出彎刀反對阿爾普·阿斯蘭的兒子。兩支軍隊在等待攻擊的信號。這時，哈里發無視自己那威嚴的身份，他本該遠離世俗的事物，竟然介入此事要進行調解：

你們這些兄弟不應有鬩牆之爭以致兩敗俱傷，何況大家都出自名門，也是虔誠的教徒，要把你們的軍隊聯合起來在聖戰中打敗希臘人，他們才是真主和他的使者勢不兩立的仇敵。

雙方都聽從他的呼籲，蘇丹擁抱這些反叛的親人，他們的長兄是英勇的索利曼，接受皇家的旗幟，對於羅馬帝國從阿爾澤魯烏姆到君士坦丁堡所有的行省，以及西部那些不知名的地區，都可以按照個人意志進行征服，在他的統治和支配之下成為世襲的產業。索利曼在4個弟弟的陪同下渡過幼發拉底河，土耳其人的營地立即設置在弗裡吉亞的庫台及附近地區，疾馳的騎兵部隊所經之處成為一片焦土，最遠到達赫勒斯滂海峽和黑海地區。自從帝國的權勢陵夷以來，小亞細亞半島經常受到波斯人和薩拉森人為時短暫的入侵，當然也會帶來破壞和毀滅。然而持續的征服行動所獲得的成果，卻保留給土耳其蘇丹單獨享用，正因為希臘人渴望統治那片飽受摧毀的國土，才會引狼入室。羅馬努斯遭到囚禁以後，優多西婭生性軟弱的兒子在皇冠的壓力之下，過著6年朝不保夕的日子，直到同一個月內發生兩次叛變，使東部和西部的行省全部淪陷。主使者都用尼西弗魯斯這個共同的名字，但是他們的姓是布裡恩尼烏斯和波塔尼阿特斯，可以用來分辨歐洲和亞洲的帝位覬覦者。

在蘇丹的會議室裡，把他們提出的理由，也可以說是承諾，加以權衡，經過一段猶豫不決的時間以後，索利曼宣佈支持波塔尼阿特斯，對反叛的部隊開放毫無障礙的通道，能夠從安條克向著尼斯進軍，把新月的旗幟加入十字架的陣營。等到索利曼的盟友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寶座，蘇丹在克利索波利斯或稱斯庫塔裡的郊區獲得慇勤的款待，一支2000土耳其人的部隊被運到歐洲，他們的武藝和勇氣幫助新即位的皇帝打敗並俘虜了他的敵手布裡恩尼烏斯。但征服歐洲所付出的昂貴代價是犧牲亞洲，君士坦丁堡喪失了博斯普魯斯和赫勒斯滂海峽對岸行省的服從和稅收。土耳其人穩紮穩打向前發展，在山區的關隘和河流的渡口加強守備的力量，這樣一來根本沒有希望要他們撤離或是將他們驅走。後續的帝位候選人也懇求蘇丹的幫忙，梅利塞努斯穿上紫色袍服和紅色官靴，跟隨著土耳其人的營地一起移動，一位羅馬王侯的召喚對失去勇氣的城市產生引誘的作用，他很快將他們交到蠻族的手中。阿歷克塞的和平條約確定希臘人保有的權利，由於畏懼羅伯特，迫得他向索利曼尋求友誼。蘇丹過世後，阿歷克塞才將統治的力量擴展到尼科米底亞，離君士坦丁堡約60英里，這裡是羅馬帝國東方的邊界。只有特拉布宗的兩邊有海洋和山嶺可以固守，在黑海的終端保留一個希臘殖民地的古老特色，也保留了基督教帝國的未來。

自從哈里發開始進犯以來，土耳其人在安納托利亞或小亞細亞崛起，是教會和帝國所遭遇到的最為可悲的損失。由於傳播穆斯林的信仰，索利曼真無愧於「加齊」，也就是神聖衛教者的稱呼。他使用羅馬人的名字所建立的新羅姆王國，成為東部的地理名詞之一。國土從幼發拉底河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再從黑海到敘利亞的邊界，有銀、鐵、明礬和銅等非常豐富的礦產，盛產穀物和葡萄酒，繁殖牛群和最優良的馬匹。呂底亞的財富、希臘的藝術、奧古斯都時代的光輝，僅存在於書籍和廢墟之中，在西徐亞征服者的眼中，同樣都是古代已經湮滅的事物。然而雖然安納托利亞當前處於衰敗狀況之下，其仍舊保有一些社會富裕和人口眾多的城市，其數量、規模和富足與拜占庭帝國時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蘇丹的選擇是將皇宮和城堡建立在比提尼亞的都城尼斯，這樣一來，塞爾柱人的羅姆王朝將政治中樞設置在離君士坦丁堡100英里的地方。正統教會第一次大公會議所宣示的基督神性，在同一個廟宇之中受到土耳其人的否認和嘲笑。清真寺中宣講唯一的真主和穆罕默德的使命，學校裡教導著阿拉伯人的知識，宗教法官依據《古蘭經》的律法判案，各城市流行著土耳其人的習俗和語言，土耳其的軍營遍佈在安納托利亞的山地和平原。在繳納貢金和遭受奴役的艱苦條件之下，希臘的基督徒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然而他們最神聖的教堂受到褻瀆，教士和主教受到侮辱，被迫忍受異教徒的勝利以及自己弟兄的背叛，數以千計的兒童身上留下割禮的刀痕，還有數以千計的俘虜成為服務主人的奴隸或洩慾的玩物。

在失去亞洲以後，安條克還對基督和愷撒保持著原有的歸順，但是那個孤獨的行省得不到羅馬人任何可能的援助，四周被穆罕默德的勢力包圍得水洩不通。陷入絕望之境的菲拉裡圖斯總督，已經準備犧牲他的宗教和忠誠，要不是他的兒子匆忙趕到尼斯的宮殿，願意將這價值極高的珍貴之物呈獻到索利曼的手裡，就無法阻止他犯下滔天的罪行。野心勃勃的蘇丹跨上馬背，12個夜晚(他在白天休息)行軍600英里。這種冒險行動極其神速而又機密，使安條克為之懾服，那些唯安條克馬首是瞻的城市，遠及拉奧狄凱亞以及邊界的阿勒頗，都追隨首府的行動。從拉奧狄凱亞到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或稱為聖喬治的內海)，索利曼征服和統治的地區擴張到呂西亞的山巖和黑海之間，延伸出的距離是30天的行程，寬度也有10到15天的行程。土耳其人對航海的技術一無所知，使東部皇帝在極不光彩的狀況下能保住一段時期的安全，但等到被俘的希臘人為他們建造200艘船的艦隊以後，阿歷克塞只有躲在首都的城牆裡發抖。他那哀怨的書信向著歐洲散發，用來打動拉丁人的同情心理，並且訴說君士坦丁所建造城市的危險、虛弱和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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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土耳其人佔領耶路撒冷引起基督徒的十字軍東征(638—1099 A.D.)

塞爾柱土耳其人佔領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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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感到很大的興趣，這裡很快成為各民族的舞台。居民在與歐瑪爾簽署的投降協定中，提出保證宗教自由和財產安全的要求，但是條款的解釋權卻掌握在主子的手裡，要是提出爭論就會有性命危險。在哈里發統治的400多年裡，耶路撒冷的政治氣候始終變化無常，一時狂風暴雨，接著就艷陽高照。由於改宗者和人口的增加，穆斯林佔有全市四分之三的數量也是很正常的事。但還是有一個特區保留給教長以及他的教士和民眾，繳納兩塊金幣的貢金作為保護費，基督的墓地和復活教堂仍舊由信徒掌管。在這些信徒中，人數最多而且最受尊敬的那部分，對耶路撒冷而言都是外來的陌生人。聖地的朝拜在阿拉伯人的征服以後，不僅沒有受到制止，反而更為興盛。配合著悲哀和憤怒的情緒，更能激起宗教的狂熱，促成大家獻身於這種極為危險的旅行。成群結隊的朝聖客不斷從東部和西部前來參拜基督的墓地以及附近的聖所，尤其在復活節期間更加熱鬧，希臘人和拉丁人、聶斯托利派和雅各派、科普特人和阿比西尼亞人、亞美尼亞人和格魯吉亞人，各自維持著他們會所的禮拜堂、教士和貧窮的教友。這麼多的語言發出協調的祈禱聲音，這麼多的民族在他們的宗教所共有的廟宇裡禮拜，也許可以提供一個和平的環境使人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然而基督教派的宗教狂熱因仇恨和報復帶來更多的痛楚，在一個寬恕敵人和受苦受難的彌賽亞國度裡，他們卻渴望要統治和迫害同教的兄弟。

法蘭克人憑著進取的精神和人口的數量，確立了自己優勢的地位，勢力強大的查理曼保護著朝聖的拉丁人和東部的正統基督徒。這位虔誠的皇帝出手大方的施捨可以紓解迦太基、亞歷山大裡亞和耶路撒冷的貧窮，慷慨的奉獻建立及修復巴勒斯坦很多所修道院。阿拔斯王朝最偉大的人物哈倫·拉希德，尊敬他的基督徒兄弟查理曼，認為他在能力和權勢方面同樣高人一等，他們經常互贈禮物和派遣使節，友誼始終穩定堅固。哈里發並沒有放棄實質的統治權，就把聖墓甚至耶路撒冷城市的鑰匙送給皇帝。在加洛林王朝日益衰微的狀況下，東部的貿易和宗教使阿爾馬菲共和國賺取高額的利潤。他們的船隻運送拉丁朝聖客到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海岸，再加上許多有用的進口物品，自然能夠獲得法蒂瑪王朝哈里發的青睞，
[320]

 願意與之建立聯盟的關係。在髑髏地山頭創設每年一度的市集，意大利商人也在耶路撒冷建立聖約翰修道院和醫院，這是僧侶和軍事階級的濫觴，現在他們仍舊統治著羅得島和馬耳他島。要是基督徒的朝聖客滿足於崇敬一位先知的墳墓，穆罕默德的門徒不僅不會責怪，反而會模仿這種虔誠的行為。然而這些僵化的唯一真神論者，對於崇拜一位出生、死亡和復活的神，感到極為駭異和震驚，將正統教會的聖像視為偶像崇拜。復活節前夕在聖墓點燃的神奇火焰，穆斯林看來真是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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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出乎虔誠的欺騙伎倆最早出現在公元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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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人的十字軍對此非常珍視，希臘、亞美尼亞和科普特教派的教士每年要表演一次，完全是為了本身或僭主的利益，愚弄無知和輕信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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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一個時代，利益的概念都可以強化宗教寬容的原則，千千萬萬外來客的消費和貢金，使君王和埃米爾的歲入每年都在增加。

當權杖從阿拔斯王朝轉移到法蒂瑪系哈里發的手中，對聖地而言不僅無害反而更為有利。居住在埃及的統治者易於感受到基督徒貿易的重要性，巴勒斯坦的埃米爾距離帝座的公正和權力不會過於遙遠。然而第三代的法蒂瑪系哈里發是惡名昭彰的哈肯姆，這位狂暴的青年既不敬天也不畏人，一味縱情於邪惡與專制，他的統治可以說是集罪孽和愚昧之大成。他根本不理會埃及古老的習俗，強迫婦女要接受絕對的監禁，種種的限制激起兩性反抗的喧囂。這些不滿的叫囂激起他的憤怒，古老的開羅有一部分陷入火海，衛隊和市民接連多日從事血腥的戰鬥。哈里發在開始時宣佈自己是滿懷熱情的穆斯林，是清真寺和學院的創立者或贊助人，出資僱人抄錄1290部用金字書寫的《古蘭經》，而且頒布詔書，根絕上埃及的葡萄樹。然而他為了滿足虛榮心，希望能引進一種新的宗教，使自己的名聲能超越一位先知，稱呼自己是至高真主可見的形影，在人間經過9次的轉世，終於以帝王的身份出現。所有活著和去世的人都把哈肯姆當作他們的主上，提到他的名字要跪在地上表達宗教的崇敬。他在開羅附近的山間舉行神秘的儀式，1.6萬名改變宗教的信徒簽名表示對他的信仰忠誠不移。利巴努斯山區的德魯斯人是一個崇尚自由而又黷武好戰的民族，到目前為止，仍舊相信這個瘋子和暴君的生平和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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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肯姆在扮演屬神的角色時，痛恨猶太人和基督徒，把他們看成是競爭對手的奴僕，同時還保留偏見的觀念或審慎的態度，對穆罕默德的律法信誓旦旦表示贊同。他在埃及和巴勒斯坦這兩個地方，殘酷和惡意的迫害行為造成一些殉道烈士和許多叛教分子，各個教派的共同權利和特定權益同樣受到忽視，他頒布一道遍及全國的禁令，取締外來人士和當地居民的宗教信仰。聲望最隆的復活教堂是基督徒世界的廟宇，被夷為平地(1009 A.D.)。復活節神奇的火光被迫中斷，運用世俗的勞力去摧毀山巖的洞窟，那是聖墓的主體結構。歐洲的民族聽到這些褻瀆神聖的報道，無不感到驚愕萬分和痛心疾首。然而他們並沒有武裝起來去保衛聖地，倒是把猶太人看成向蠻族秘密獻策的謀士，對於他們被燒死或放逐感到非常滿意。哈肯姆本人的喜怒無常或真心悔改，就某些程度而言使耶路撒冷的苦難有所舒緩，當這個暴君被他的姐妹派出刺客暗殺時，他已經簽署一道修復基督徒教堂的皇家敕令。

後續的哈里發恢復宗教和政策的既定方針，再次採用信仰自由和寬容的原則，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給予虔誠的協助，聖墓在廢墟中聳然矗立。經過一段短暫的禁食之後，朝聖者用更大的胃口來參加宗教的盛宴。到巴勒斯坦的海上旅程經常會發生危險，安全抵達的機會並不很大。匈牙利皈依基督教，在日耳曼和希臘之間打開一條安全的通道。聖斯蒂芬是這個王國的使徒，他的仁慈能夠救助和引導旅途中的基督徒弟兄，使他們在一個基督教的帝國疆土上順利穿越1500英里的行程，從貝爾格萊德來到安條克。法蘭克人的朝聖熱潮極為風行，超過以往所有的時代，道路上佈滿各個階層男男女女的屍體，他們輕視自己的生命，所求只是親吻救世主的墳墓。君王和高階教士放棄塵世的權柄，像這樣為數眾多的虔誠商隊是一支大軍的先鋒，在後續的時代裡打著十字架的旗幟向前進軍。大約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前30年，門茲的大主教以及烏得勒支、班貝格和拉蒂斯邦的主教，發起從萊茵河到約旦河極為辛勞的朝聖行程，追隨的會眾竟然有7000人之多。

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皇帝隆重的接待，招搖的財富引起野蠻的阿拉伯人發動攻擊，他們在無可奈何的狀況下只有拔刀相向，最後被圍困在迦百農的村莊裡，只有花錢請法蒂瑪王朝的埃米爾前來解圍給予保護。在朝拜聖地以後，他們乘船到達意大利，但是僅有2000人安全返抵故鄉。因古法斯是「征服者」威廉的秘書，一直隨著朝聖的隊伍同行，從諾曼底出發時，他注意到30名體格健壯而且裝備精良的騎士，等到在回來的路上翻越阿爾卑斯山，只剩下20名一身襤褸的朝聖客，手裡拿著木杖，背上背著行李。
[325]



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在打敗羅馬人以後，他們的安寧為土耳其人的入侵所干擾。卡裡斯姆人阿特西茲是馬立克沙王的一位部將，率領一支戰力強大的部隊進入敘利亞，運用饑饉和武力的手段攻下大馬士革。霍姆斯和行省其餘的城市，全部承認巴格達的哈里發和波斯的蘇丹，勝利者勢如破竹直抵尼羅河的兩岸。法蒂瑪王朝準備逃到阿非利加的腹地，但衛隊的黑人和開羅的居民發起背水一戰的反擊，將土耳其人逐出埃及的邊界。阿特西茲在撤退時，肆無忌憚地屠殺和搶劫，邀請耶路撒冷的法官和公證人到營地，將他們處死以後接著屠殺3000名市民。阿特西茲的殘忍和失利很快受到圖庫什蘇丹的懲處，他是馬立克沙王的兄弟，用更高的頭銜和強大的兵力，確保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統治。塞爾柱家族在耶路撒冷掌權有20年之久(1076—109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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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聖城及所屬地區的繼承權被托付或放棄給奧爾托克埃米爾，他是土庫曼人一個部落的酋長，等到他的兒子被驅離巴勒斯坦以後，就在亞美尼亞和亞述的邊界建立兩個王朝。

東部的基督徒和拉丁人的朝聖者對這場變革感到懊惱不已，因為變革並沒有讓哈里發實施正常的統治，雙方也沒有產生古老的聯盟關係，反而使北方的異族將沉重的鐵枷鎖套上他們的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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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的蘇丹在他的宮廷和軍營之中，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接受了波斯的技藝和習俗，但是整個土耳其民族，特別是遊牧的部落，仍舊散發出沙漠強悍的氣息。從尼斯到耶路撒冷這些亞洲的西部國家，都處於國內和國外衝突不斷的烽火之中，巴勒斯坦的遊牧民族在未定的邊界掌握不穩的權力，既無閒暇也無能力去等待通商和宗教自由所帶來的緩慢利益。朝聖者歷經艱難險阻，終於來到耶路撒冷的城門前，立即成為私下搶劫或公開壓迫的犧牲品，在獲准參拜聖墓之前，他們早已受不住飢餓和疾病的折磨而倒下，這是經常發生的事。土庫曼人帶著天生的野蠻習性，或是新近的宗教狂熱，要去侮辱每一個教派的教士，教長被揪著頭髮拖過街道扔進地牢裡，以利用教友的同情心去勒索贖金。復活教堂進行的神聖禮拜儀式，受到這些主子粗魯和野蠻的擾亂。悲慘的傳聞激起西部數百萬的群眾產生憤恨的情緒，他們要舉起十字架的旗幟進軍，前往解救聖地。然而，要是與哈肯姆單單一件褻瀆神聖的行為比較，這些累積的惡行真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拉丁基督徒對於哈肯姆還不是耐心地忍受下來!現在一種更為輕微的刺激卻在他們後裔的內心中挑起難以克制的仇恨，一種嶄新的進取精神從宗教的騎士制度和教皇的塵世統治中產生，觸及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經，這種感覺使歐洲的心靈發生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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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erame　阿卜德·拉姆

Abu Ayub　阿布·阿尤布

Abu Caab　阿布·卡布

Abu Moslem　阿布·穆斯林

Abu Said　阿布·賽義德

Abu Taher　阿布·塔赫

Abulghazi Bahadur　阿布加齊·巴哈杜爾

Abydus　阿比杜斯

Academy　學院學派

Achaemenides　阿契美尼德斯

Achelous　阿奇洛斯

Achrida　阿克裡達

Acroceraunian　阿克羅西勞尼亞

Aderbijan　阿德比津

Admiral　水師提督

Adrian　阿德裡安廟宇

Aegilus　伊吉盧斯山

Aetna　埃特納

Afrasiab　阿法拉斯亞

Agamemnon　阿伽門農

Agathias　阿戈西阿斯

Aglab　阿格拉比

Agrigentum　阿格裡真特姆

Ahriman　阿里曼

Al Rashid　阿爾·拉希德

Ala　阿拉

Alancu　阿蘭庫

Alankavah　阿蘭卡娃

Albigeois　阿爾比

Albumazar　阿爾布馬扎

Alcaeus　阿爾凱奧斯

Alemanni　阿勒曼尼人

Alexius Comnenus　阿歷克塞·科穆寧

Alhambra　阿爾罕布拉宮

Almamon　阿爾馬蒙

Almansor　曼提爾

Almeria　阿爾梅裡亞

Almohades　阿爾莫哈德

Almus　阿爾穆斯

Alp Arslan　阿爾普·阿斯蘭

Alumnus　「阿盧努斯」

Amanus　阿馬努斯山

Ameria　阿爾梅裡亞

Ammuria　阿穆裡亞

Amorium　阿摩裡烏姆

Anabaptists　洗禮教派

Anacletus　阿納克勒圖斯

Anastasius　阿納斯塔修斯

Ancona　安科納

Andronicus　安德洛尼庫斯

Anguria　安古裡亞

Anjou　安茹家族

Anna Comnena　安娜·科穆寧娜

Annales Bertiniani Francorum　《貝爾提尼尼法蘭克人編年史》

Antermony　安特摩尼

Aphrodite　阿弗洛狄忒

Apollonius Pergaeus　阿波羅尼烏斯·佩爾吉烏斯

Aquitain　阿基坦

Arabia Felix　阿拉伯·費利克斯

Arcadian　阿爾卡狄亞人

Arcadius　阿爾卡狄烏斯

Arches　拱門

Arduin　阿爾杜因

Argaeus　阿爾蓋烏斯山

Argyrus　阿吉魯斯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Arminians　阿明尼烏派

Arnulph　阿努夫

Arpad　阿帕德

Arsinoe　阿爾西諾伊

Artemius　阿爾泰米烏斯

Arzeroum　阿爾澤魯烏姆

Atabek　阿塔貝克

Atell　阿特爾河

Athos　阿索斯山

Atsiz　阿特西茲

Augsburgh　奧古斯堡

Aulic　奧利克

Aulon　奧隆

Austrasia　奧斯特拉西亞

Auvergne　奧弗涅

Auxentius　奧森提烏斯嶺

Averroes　阿威羅伊

Aversa　阿韋爾薩

Avicenna　阿維森納

Axo　阿克索

Azzo　阿佐

Baalbec　巴貝克

Bacon　培根

Bailleul　巴約勒

Balik　巴裡克旗

Baliol　巴利奧爾

Bamberg　班貝格

Bampton　班普頓

Baratier　巴拉特爾

Bardas　巴爾達斯

Bari　巴裡

Barmecides　巴爾馬克

Basilacius　巴西拉修斯

Basileus　巴塞勒斯

Basilics　《巴西利克》

Basiliscus　巴西利斯庫斯

Battle of Lechfeld　列克菲德會戰

Bayer Gottlieh Siegfried　拜爾

Bayeux　巴約

Beauplan　博普朗

Bela　貝拉國王

Bell　貝爾

Bellerophon　珀勒洛豐

Bellona　貝洛納

Belon　貝隆

Benevento　內文托

Berenice　貝雷尼塞

Beretti　貝雷提

Bertha　貝爾莎

Berzem　澤姆

Besancon　貝桑松

Biserta　比塞塔

Bisseni　佩切涅格人

Black Bulgaria　黑保加利亞

Bochara　布哈拉

Bodleian　波德裡安

Boethius 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波伊西烏斯

Bogomiles　鮑格米勒派

Bohemond　博希蒙德

Boileau-Despreaux Nicolas　布瓦洛

Bollandists　博蘭德會信徒

Bona　博納

Bondari　邦達裡

Bonfinius　邦菲尼烏斯

Borysthenes　玻裡斯提尼斯

Botoniates　波塔尼阿特斯

Bouquet　布凱

Bowides　步武王朝

Brahmins　婆羅門

Bremen　不來梅

Brenta　布倫塔

Brunck　布蘭克

Brundusium　布倫迪西烏斯

Brunswick　不倫瑞克

Buda　尤達

Busbequius 布斯比奎斯

Busir　布西爾

Busiris　布西裡斯

Cabari　卡巴裡人

Cadmus　卡德摩斯

Caesarius　愷撒裡烏斯

Cala　卡拉

Calabria　卡拉布裡亞

Calchas　卡爾卡斯

Callidus　卡利杜斯

Callinicus　卡利尼庫斯

Caloat　卡羅特

Calvinists　加爾文派教徒

Camerino　卡梅利諾

Camillo Pellegrino　卡米洛·佩利格裡諾

Camillus　卡米盧斯

Camusat　卡穆薩特

Candax　坎達克斯

Candia　甘地亞

Cannae　坎尼

Canouge　康諾吉

Capecelatro　卡佩塞拉特羅

Capernaum　迦百農

Capet　卡佩

Capsia　卡普西亞

Capua　卡普阿

Carbeas　卡貝阿斯

Carizme　卡裡斯姆

Carmath　卡馬什

Castoria　卡斯托裡亞

Catana　卡塔納

Catapan　卡塔潘

Cathari　卡撒裡

Caudine　考地尼

Cayem　卡耶姆

Cebriones　刻勃列那斯

Celestine III　切萊斯廷三世

Centumcellae　森圖姆塞利

Cephalonia　塞法羅尼亞島

Ceramio　克拉米奧

Cerdagne　色當

chagan　台吉

Chalcis　卡爾基斯

Chalcocondyles　卡爾科科戴勒斯

Chalybian　卡利比亞

Charles du Fresne du Cange　查理·康熱

Charybdis　卡律布狄斯

Chazaria　沙扎裡亞

Cherson　赫爾松

Chillingworth William　契林沃斯

Chonac　科納克

Chorasan　呼羅珊

Chozars　科扎爾斯人

Chrobatian　克羅巴提亞人

Chrysocheir　克裡索契爾

Chrysopolis　克利索波利斯

Chrysostom John　克利索斯托

Cinnamus　辛納穆斯

Circassia　切爾克斯

Civitella　奇維特拉

Clarke Samuel　克拉克

Clement III　克雷芒三世

Clovis　克洛維

Codinus Curopalata　科迪努斯·庫洛帕拉塔

Colonia　科隆尼亞

Comani　科曼尼人

Compendium　科佩迪烏姆

Compiegne　貢比涅

Conrad　康拉德

Consenza　孔森扎

Constantia　君士坦提婭

Constantine Monomachus　君士坦丁·摩諾馬克斯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

Constantine-Sylvanus　君士坦丁-西拉

Copronymus　科普羅尼穆斯

Corfu　科孚島

Corsair　海盜

Cosack　哥薩克

Coulei-hisar　科萊希薩

Coutances　庫唐斯教區

Cranmer　克蘭麥

Cremona　克雷摩那

Crotona　克雷托納

Cumans　庫曼人

Curds　庫德人

Curland　庫爾蘭

Cutulmish　庫圖米什

Cyaxares　基亞克薩裡斯

Cydonia　賽多尼亞

Cyrisus　塞裡蘇斯

Cyrrhus　西拉斯

Cyzicus　庫濟庫斯

czar　沙皇

d』Assas　達沙斯

d』Orville　多德韋爾

Dad　達德

Dalmatia　達爾馬提亞

Danaus　達那俄斯

Dandanekan　丹頓肯

Daniel　但以理

Danielis　丹妮麗斯

Dardania　達爾達尼亞

Dardannelles　達達尼爾

de l』Imprimerie Royale　《皇家遺跡》

Delisle　德利爾

Demetrius Poliorcetes　德米特裡烏斯·波利歐西特斯

Dilemites　底裡麥特人

Dinar　第納爾

Dindaka　丁達卡

Diodorus Siculus　狄奧多魯斯

Diophantus　狄奧凡圖斯

Dioscorides　狄奧斯科裡德斯

Dithmar　迪什瑪

Diu　第烏

Divrigni　迪夫裡伊

Dnieper　第聶伯河

Dordogne　多爾多涅河

Doric　多里克人

Dorylaeum　多里勒烏姆

Dow　道

Dragoman　通事

Dristra　德裡斯特拉

Drogo　德羅戈

dromones　德洛摩尼

Druses　德魯斯人

Ducange Charles du Fresne seigneur　迪康熱

Ducas　杜卡斯

Duracium　杜拉休姆

Durand　杜蘭德

Durazzo　都拉斯

Durham　達勒斯

Durostolus　杜羅斯托拉斯

Dyrrachium　狄拉奇烏姆

Ecbatana　埃克巴塔納

Edrisites　伊德裡斯王朝

Edrissites　伊德裡斯家族

Eleuthero　伊琉人

Elijah　以利亞

Epi-damnus　伊庇-達努斯

Epirus　伊庇魯斯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謨

Eretrians　伊瑞特裡亞人

Este　埃斯特

Eudes　厄德

Eudocia　優多西婭

Eudoxia　優多克西婭

Eunomians　優諾米烏斯派

Euphemius　優菲米烏斯

Eustathius　優斯塔修斯

Ezzerites　埃澤爾人

Fabrotus　法布羅圖斯

Falcandus　法坎杜斯

Fazellus　法澤盧斯

Fennic　芬尼克族

Ferishta　弗裡什塔

Fischer　費捨爾

Fium　菲烏姆

Fossa Nova　《福薩·諾瓦年代記》

Foucault　福柯

Franconia　弗朗科尼亞

Frederic Barbarossa　腓特烈·巴巴羅薩

Free-Laconians　拉科尼亞自由人

Fulcandus　福坎杜斯

Fundi　芬迪

Gata　加埃塔

Gaita　蓋塔

Galen　格倫

Galfridus Malaterra　加弗裡杜斯·馬拉特拉

Galilee　加利利海

Galliani　加利安尼

Garganus　伽爾伽努斯山

Garonne　加龍河口

Gascons　加斯科涅人

Gascony　加斯科尼

Gazari　加扎裡

Gazi　「加齊」

Gaznevide　伽色尼王朝

Geber　伽巴爾

Geisa　蓋薩

Gelalaean　格拉勒安

Gellaleddin　格拉勒丁

Gentoos　印度教徒

Geoponics　《農藝學》

George Palaeologus　喬治·帕拉羅古斯

George Pray　喬治·普雷伊

Giannone　詹農

Gnostics　諾斯替教派

Goar　戈亞爾

Gog　歌革

Gozz　戈茲人

Grammaticus　格蘭馬提庫斯

Great Chiauss　首席通事

Guibert　吉伯特

Guiscard　吉斯卡爾

Gulistan　古利斯坦

Gustavus Adolphus　古斯塔夫斯·阿多法斯

Guzarat　古扎拉特

Hakem　哈肯姆

Halley Edmond　哈雷

Halys　哈里斯河

Hamadan　哈馬丹

Hanbal　漢巴爾

Hankius　漢克烏斯

Hanseatic　漢薩同盟

Haran　哈蘭

Harris　哈里斯

Harun　哈倫

Hashem　哈希姆

Hashemite　哈希姆

Hastings　黑斯廷斯

Hauteville　歐特維爾

Hebdomon　赫布多蒙宮殿

Hector　赫克托耳

Heineccius Johann Christian　海尼修斯

Helos　希洛人

Helvetian　海爾維第亞修道院

Hems　霍姆斯

Henry the Fowler　「捕鳥者」亨利

Heraclea　赫拉克利亞

Herberstein　赫伯斯坦

Hermolaus Barbarus　赫摩勞斯·巴巴魯斯

Heros　希羅斯

Hidjazi　赫加齊

Hilary　奚拉裡

Hincmar　欣克馬爾

Hindostan　印度斯坦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Hoadley Benjamin　霍德利

Holstein　荷爾斯泰因

Homerus Sellius　塞利烏斯

Honain　霍那因

Honorius　霍諾留

Horace　賀拉斯

Horta　奧爾塔

Hoveden　霍維登

Hugh　休

Hugo Falcandus　雨果·法爾坎杜斯

Hume David　休謨

Humphrey　漢弗萊

Huss　胡斯

Hussites　胡斯教派

Hyperborean　極北樂土

Hyperides　希佩裡德斯

Iberians　伊比利亞人

Ibn Challecan　伊本·坦勒坎

Ibn Halikan　伊本·哈利坎

Ibrahim　易卜拉欣

Iconium　伊康

Ida　伊達山

Igor　伊戈爾

Igours　伊果人

Ikshid　伊克謝德

Ingulphus　因古法斯

Innocent II　英諾森二世

Irene　艾琳

Irtish　額爾齊斯河

Isaac　艾薩克

Isamus　伊薩姆斯山

Isbrand　伊斯布蘭德

Isidore Pacensis　伊希多爾·帕森西斯

Ismael　伊斯梅爾

Ismaelites　以實瑪利派

Isocrates　伊索克拉底

Issac Angelus　艾薩克·安吉盧斯

Izrail　伊茲拉

Jaafar　雅法

Jacob　雅各

Jacobite　雅各派

James Harris　詹姆斯·哈里斯

Jaroslaus　雅羅斯勞斯

Jaushan　焦山

Jaz—berin　傑茲貝陵

Jazyges　賈齊格人

Jerom Eusebius Hieronymus　傑羅姆

Jeroslaus　傑羅斯勞斯

Job　約伯

John Christopher　約翰·克裡斯托弗

John Lami　約翰·拉米

John Leunclavius　約翰·琉克拉維烏斯

John Sagorninus　約翰·薩戈尼努斯

John Stritter　約翰·斯特裡特

John Zimisces　約翰·齊米塞斯

Joinville　儒安維爾

Julin　朱林

Juno　朱諾

Justinianea prima　第一查士丁尼亞

Justus　朱斯圖斯

Kai Khosrou　凱·柯斯羅

Kerman　克爾曼

Kheder　克德

Kinnisrin　金尼斯陵

Kinoge　基諾吉

Kutaieh　庫台

l』Avocat Patelin　《帕特林律師》

Lacedaemon　拉棲代蒙人

Ladoga　拉多加

Lahor　拉荷

Lambertus　蘭伯特斯

Lamus　拉穆斯河

Larissa　拉裡薩

Lazica　拉齊卡

Le Clerc Jean　勒·克拉克

Leandro Alberti　萊安德洛·阿爾貝蒂

Lebedias　萊貝迪阿斯

Lech　萊希河

Leich　萊克

Leipsic　利普西克

Leith　萊什

Leo Allatius　利奧·阿拉提烏斯

Leopolis　利奧波裡斯

Leucadia　琉卡狄亞

Leucate　琉卡特

Leveque　勒維克

Lewis　劉易斯

Liburnian　黎本尼亞

Limborch　林波克

Little Polannd　小波蘭

Liutprand　勒特普朗德

Locke John　洛克

Logothete　主計官

Lothair　洛泰爾

Lothaire II　洛泰爾二世

Lucca　盧卡

Lucian　琉善

Lulum　盧盧姆

Lutrin　《盧特林》

Lycaeum　呂克昂學派

Lychnidus　萊克尼杜斯

Lycia　呂西亞

Lycus　呂庫斯河

Mabillon Jean　馬比榮

Maesian　梅西亞

Magdeburgh　馬格德堡

Magiar　馬扎爾人

Magnaura　馬格奧拉皇宮

Magog　瑪各

Mahadi　瑪哈迪

Mahadia　馬哈迪亞

Mahmud　馬哈茂德

Mainfroy　曼弗魯瓦

Mainotes　邁諾特人

Majo　馬約

Malaga　馬拉加

Malasgerd　馬拉茲基德

Malaterra　馬拉特拉

Malazkerd　馬拉茲克德

Malchus　馬爾庫斯

Malea　馬利亞

Malek　馬立克

Malmsbury　馬姆斯伯裡

Mamaccoe　馬馬齊

Mamas　馬馬斯嶺

Mamood　馬穆德

Mananalis　馬納納裡斯

Maniaces　馬尼阿西斯

Mantua　曼圖亞

Mantzikierte　曼澤克特

Marcianopolis　梅西亞諾波裡斯

Marcionites　馬西昂派

Mardaites　馬代特人

Marianus　馬裡阿努斯

Marius　馬略

Marmora　馬摩拉

Maronites　馬龍教派

Martyropolis　馬提羅波裡斯

Maru　邁魯

Massoud　馬蘇德

Mazara　馬扎拉

Meander　米安得河

Medea　美狄亞

Melissenus　梅利塞努斯

Melitene　梅利泰內

Melo　梅洛

Melphi　墨爾菲

Memel　梅梅爾

Memnon　門農

Menander　米南德

Mentz　門茲

Merovingian　墨洛溫王朝

Merseburgh　梅澤堡

Meru　梅魯

Mervan　穆萬

Messana　墨西拿

Messina　墨西拿

Mesua　梅蘇亞

Meursius Johannes　墨爾修斯

Meuse　默茲河

Meziriac　梅濟裡克

Michael Psellus　米凱爾·塞盧斯

Michaelis　米凱利斯

Milengi　密倫吉人

Minos　密諾斯

miskals　密什卡

Mocilus　摩西盧斯

Moctader　穆克塔德

Moctadi　穆克塔迪

Modena　摩德納

Moezaldowlat　墨扎多拉特

Mohadi　摩哈地

Moldavia　摩爾達維亞

Montanists　孟他努派

Montasser　穆塔塞爾

Mopsuestia　莫普蘇埃斯提亞

Moslemah　穆斯勒瑪哈

Mostasem　穆斯塔辛

Motassem　穆塔辛

Motawakkel　穆塔瓦克爾

Mothi　穆西

Multan　木爾坦

Munuza　穆努扎

Murcia　穆爾西亞

Mustapha　穆斯塔法

Nantes　南特

naphtha　石油醚

Narbonne　納博訥

Nestor　尼斯特

Neustria　紐斯特裡亞

Nicephorus Phocas　尼西弗魯斯·福卡斯

Nicetas　尼西塔斯

Nicomedia　尼科米底亞

Nishabur　尼沙布爾

Nisibis　尼西比斯

Nizam　尼扎姆

Nocera　諾切拉

Novogorod　諾夫哥羅德

Noyon　努瓦永

Nyssa　尼薩

Obsequian Theme　軍區

Oby　鄂畢河

Octonary　「奧克托納裡」

Oder　奧得河

Odo Frangipani　奧多·弗朗吉帕尼

Oguz　奧古茲

Oise　瓦茲

Oleg　奧列格

Olga　奧爾加

Omra　奧姆拉

Omrahs　奧姆拉哈

Ormus　奧木茲

Ormusd　阿胡拉

Ortok　奧爾托克

Ortygea　奧提傑亞

Otranto　奧特朗托

Otter　奧特

Ovid　奧維德

Palermo　巴勒莫

Pallas　帕拉斯

Patras　帕特拉斯

Patroclus　帕特洛克羅斯

Patzinacites　帕特齊納克特人

Paullus　保盧斯

Pavia　帕維亞

Pelops　珀羅普斯

Pergamus　帕加馬

Pergamus　帕加馬

Perigord　佩裡戈爾

Peripatetics　逍遙學派

Peristhlaba　佩裡斯拉巴

Peroun　佩倫

Petavius Denis　佩塔維烏斯

Peter Damianus　彼得·達米阿努斯

Petropoli　佩特羅波利

Petrus Siculus　佩特魯斯·西庫盧斯

Pharus　法羅斯燈塔

Phasis　發西斯河

Philaretus　菲拉裡圖斯

Philippopolis　菲利浦波裡斯

Philistus　菲利斯圖斯

Photius　佛提烏

Pirene　皮裡尼

Plantagenet　金雀花王朝

Planudes　普拉努德斯

Poitiers　普瓦提埃

Poitou　普瓦圖

Pope Alexander　波普

Porto　波爾圖

Priestley Joseph　普裡斯特利

Prior　普賴爾

Ptolemy Philadelphus　托勒密·菲拉德爾法斯

Pyrrhus　皮洛斯

Quintus Icilius　昆塔斯·伊西利烏斯

Racca　拉卡

Racine Jean Baptiste　拉辛

Ragusa　拉古薩共和國

Rahdi　拉哈地

Rainulf　雷努爾弗

rajahs　「拉甲」

Ranzanus　朗扎努斯

Rascian　拉西亞人

Ratherius　拉瑟裡烏斯

Ratisbon　拉蒂斯邦

Razis　拉齊斯

Reggio　雷焦

Rei　雷伊

Reidesel　雷德塞爾

Reiske　雷斯克

Rennel　倫內爾

Rhegino　雷吉諾

Rheims　蘭斯

Riza　黎查

Roderic Ximenes　羅德裡克·希梅內斯

Roha　羅哈

Rollo　羅洛

Romuald　羅蒙德

Rouen　魯昂

Roum　羅姆

Rufinian　魯菲尼亞

Ruric　留裡克

Safax　薩法克斯

Saffah　薩法赫

Said Ebn Ahmed 賽義德·伊本·阿美德

Saintonge　聖通日

Salerno　薩勒諾

Salisbury　索爾茲伯裡

Samanides　薩曼王朝

Samara　薩馬拉

Samosata　薩莫薩塔

samsamah　「桑薩瑪哈」

Sancho　桑喬

Sangarius　桑加裡烏斯河

Sappho　薩福

Sardica　撒爾底迦

Saxony　薩克森

Scutari　斯庫塔裡

Scylitzes　西裡澤

Scylla　斯庫拉

Sebastocrator　塞巴斯托克拉特

Sebectagi　塞貝克塔吉

Sebennytic　賽貝尼提克

Seghed　塞基德

Seifeddowlat　塞菲多拉特

Selinus　塞利努斯

Seljuk　塞爾柱人

Semele　塞默勒

Sens　桑斯

Serbian　塞爾維亞人

Sergius　塞爾吉烏斯

Ser-menraǐ　塞爾曼拉

Servet　塞維特

Servetus　塞維圖斯

Servi　奴役

Sforza　斯福爾扎

Shah Hussein　侯賽因沙王

Shiraz　設拉子

Siculi　西庫爾人

sigma　字母Σ

Sihon　錫霍河

Silesia　西裡西亞

Simeon　西美昂

Simon the Metaphrast　譯者西蒙

Sinaar　辛納爾

Sirmond　西爾蒙

Sistan　西斯坦

Siwas　西瓦斯

Smithfield　史密司菲爾德

Socinians　索齊尼派

Soliman　索利曼

Sorabian　索拉比亞人

Sozopetra　索佐佩特拉

Sphendosthlabus　斯芬多斯拉布斯

Spitalfields　斯皮塔菲爾德

St.Bernard　聖伯納德

St.Gall　聖加爾

St.Geminianus　聖吉米尼阿努斯

St.Januarius　聖詹納裡烏斯

St.Maurice　聖莫裡斯

St.Nicon　聖尼康

St.Winifred　聖威妮弗蕾德

Stagirite　斯塔吉拉人

Stephen Katona　斯蒂芬·卡托納

Stephen Perche　斯蒂芬·佩爾基

Stobaeus　斯托比烏斯

Stritter　斯特裡特

Strymon　斯特裡蒙河

Suania　蘇安尼亞

Suda　蘇達灣

Suidas　蘇伊達斯

Sumere　蘇美爾

Sumnat　蘇姆納特

Surius　蘇裡烏斯

Sviatoslaf　斯維雅托斯拉夫

Swabia　土瓦本

Swabians　土瓦本人

Swatoslaus　斯瓦托斯勞斯

Swinburne　斯溫伯恩

Sybaris　西巴裡斯

Sylvanus　西拉

Tamerlane　帖木兒

Tancred　坦克理德

Tancrede　《唐克裡德》

Tangrolipix　坦洛利·佩克斯

Tantalus　坦塔盧斯

Tarentum　他林敦

Tarsus　塔爾蘇斯

Tauric　陶裡克

Tauromenium　陶洛米尼烏姆

Tephrice　特夫裡斯

Ternovo　特諾弗

Teutoburgicus　特托伯基庫斯

Thaumaturgus　陶瑪特古斯

Theobald　狄奧巴爾德

Theodoret　狄奧多里特

Theodoric　狄奧多里克

Theodosiopolis　狄奧多西波裡斯

Theophano　狄奧法諾

Theopompus　狄奧蓬普斯

Thessaly　色薩利

Thous　圖斯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hule　圖勒之島

Thurotzius　圖洛修斯

Tillotson John　蒂洛森

Timothy　提摩太

Titus　提圖斯

Tobolsky　托波斯基

Togrul Beg　托格魯爾·貝格

Tott　托特

Toucush　圖庫什

Toulun　圖倫

Touran　圖朗皇帝

Toxus　托克薩斯

Trani　特拉尼

Transoxiana　河間地帶

Transylvania　外斯拉夫尼亞

Trebizond　特拉布宗

triclinium　三方臥食餐廳

Tudela　圖德拉

Turci　圖西人

Turcomani　圖科曼尼人

Turkestan　突厥斯坦

Turkmans　土庫曼人

Tyana　提亞納

Tychichus　提基古

Tzetzes　策策斯

Ugri　烏戈人

Ursel　烏澤爾

Urselius　烏澤利烏斯

Utrecht　烏得勒支

Uzi　烏齊人

Valdrada　瓦德拉達

Valens　瓦倫斯

Valentine　瓦倫廷

Vallona　瓦洛納

Van　凡恩

Varangi　瓦蘭吉亞人

Varangians　瓦蘭吉亞人

Varro 瓦羅

vayvod　瓦伊沃德

Venusia　韋諾薩

Verona　維羅納

Villehardouin　維爾哈杜因

Villoison　維洛森

Virty　維爾提

Viviani　維維安尼

Vogulitz　沃古利茲人

Vosius Gerardus Joannus　傑拉德·佛修斯

Walachian　瓦拉吉亞人

Waladimir　瓦拉迪米爾

Wallace　華萊士

Waset　瓦塞特

Watson　沃森

Weser　威悉河

Whiston William　惠斯頓

White Croatia　白克羅地亞

Wibert　威伯特

Wickliff　威克裡夫

Willerm　威勒姆

William Appulus　威廉·阿普盧斯

William Blackstone　威廉·布萊克斯通

Wiscard　威斯卡

Witichind　威提契德

Wolodomir　沃洛多米爾

Wurtzburgh　維爾茨堡

Zab　扎卜河

Zama　扎瑪

Zehra　澤赫拉

Zeirides　澤伊裡德人

Zendecan　岑德坎

Zoltan　佐爾坦

Zoupan　「佐潘」

Zuinglius　茨溫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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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狄奧菲尼斯認為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花了7年，開始時間是基督紀元673年(圍攻亞歷山大裡亞是在公元665年9月1日)，與薩拉森人簽訂和平條約在4年之後，這裡很明顯有重大的矛盾!佩塔維烏斯(1583—1652A.D.，耶穌會教士、古典拉丁文翻譯家、君士坦丁堡教長)、戈亞爾和帕吉費了很大工夫想要除去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提到阿拉伯人的看法，伊瑪辛說是伊斯蘭教紀元52年(公元672年1月8日)，阿布爾菲達認為是伊斯蘭教紀元48年(公元668年2月20日)，我覺得後者的記載更值得採信。


[2]
 　托特男爵在回憶錄裡揭露達達尼爾海峽的現狀和守備的情形，他被派去加強防務對抗俄羅斯人。我很想從這位重要的主角處明瞭更詳盡的細節，但是他的寫作像是要使讀者獲得消遣而不是蒙受教益。或許是在敵軍快要接近時，他就像君士坦丁的大臣穆斯塔法一樣，將所有心思花在尋找兩隻鳴聲旋律完全一致的金絲雀上。


[3]
 　狄奧菲尼斯雖然是希臘人，提到貢金的情形還是值得相信的，阿布·法拉吉烏斯的《阿拉伯史》也加以認定，只是數目有點改變。


[4]
 　奧克利的《薩拉森人史》第二卷，用清晰而逼真的筆調敘述了這場國內的革命。除了我們已經出版的書籍，他從牛津大學的阿拉伯文抄本中找到很多資料。能讓他進行深入研究的地方，應該是波德裡安圖書館而不是市立監獄。這個人和他的國家怎麼如此不幸!


[5]
 　伊瑪辛把最早鑄幣的時間定於伊斯蘭教紀元76年或公元695年，比希臘歷史學家的時間晚五六年，要是拿最好或通用的第納爾金幣與埃及的德拉克馬或迪拉姆相比，兩個都等於2個便士(譯按：48格令，每個格令為0.0648克)的特洛伊(譯按：金衡制單位，等於4英兩)金衡重量，相當於英國幣值是8個先令。從伊瑪辛和阿拉伯醫生提供的資料，可以知道有些第納爾在高價位的時候值兩個迪拉姆，低價位只值半個迪拉姆。迪拉姆的價值和重量都當成銀幣來計算。伊斯蘭教紀元88年，在瓦塞特鑄造一種古老而又精美的銀幣，現在保存在波德裡安圖書館，重量比開羅的標準少4個格令。


[6]
 　維洛森提出一種不無可能的新論點，那就是我們現在的十進制，並不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所發明，早在波伊西烏斯(470—524A.D.，學者、政治家、基督教哲學家)時代，希臘和拉丁的數學家就已經開始使用。等到西方的科學被蠻族絕滅以後，阿拉伯的譯本來自最原始的手抄本，這才被他們所採用，到了11世紀又傳回來，將阿拉伯文恢復為拉丁文。


[7]
 　君士坦丁·波菲洛尼吉圖斯曾經敘述軍區或行省的劃分，Obsequium是拉丁語對軍隊和皇帝的稱呼，現在是一種行政單位，在政府體系中列為第四級。尼斯是首府，管轄的區域越過赫勒斯滂海峽，一直到靠近比提尼亞和弗裡吉亞的部分。


[8]
 　這位哈里發吃個不停，不一會兒就啖下兩籃無花果和雞蛋，還要加上點心和糖果。索利曼有次在麥加的朝聖期間，僅一餐就飽食70個石榴、1只小羊、6隻雞和大量塔耶夫的葡萄。要是這個菜單沒錯，對於這位亞洲的統治者，我們會欽佩他的食量，而不是羨慕他的奢侈生活。


[9]
 　歐瑪爾渴望真主賜給他恩典，所以他病重的時候，不會為了獲得良好的治療效果而在耳朵的後面塗油。哈里發只有一件襯衣，在那個崇尚奢侈的時代，他每年的花費只不過是2個德拉克馬。


[10]
 　[譯注]圍攻軍只能進行局部封鎖，這年冬天特別寒冷，整整3個多月，地面堆滿積雪，阿拉伯人和亞洲人無法適應歐洲的天氣，凍死者數以千計，加上航運斷絕，糧草不繼，塹壕中的戍卒已餓到了吃人肉的程度。


[11]
 　尼西弗魯斯和狄奧菲尼斯都同意君士坦丁堡的解圍，是在公元718年8月15日，前者是最好的證人，肯定圍攻的時間持續13個月；後者可能弄錯，他認為前一年的同一天開始圍攻。我沒有發現帕吉對於這個矛盾發表任何意見。


[12]
 　有關中世紀和拜占庭的歷史，查理·康熱是我們最有價值和孜孜不倦的嚮導，曾在幾個地方描述希臘火，從他所搜集的事跡中仍舊留下若幹不解之處。


[13]
 　錫德雷努斯提到這名工匠是離開埃及的赫利奧波利斯(的廢墟)，埃及人的確非常擅長化學。


[14]
 　石油醚引進君士坦丁堡的證據不多，但是極有可能，從辛納穆斯給希臘火的稱呼就可以看得出來，知道這種物質在底格里斯河和裡海之間出產非常豐富。要是按照普林尼的說法，可以用來當作美狄亞進行報復的工具(譯按：梅狄亞為了報復伊阿宋的移情別戀，送一件結婚禮服給新娘，格勞克穿上後被燒焦而亡)，從希臘文的語源來看，應該是指液態瀝青。


[15]
 　石油和瀝青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可以參閱沃森博士的《化學隨筆》。從斯特拉博和普林尼的著作中，發現古人對於這方面的觀念並不正確。在我們的旅行家中，我最欣賞奧特，他能言前人之所未言。


[16]
 　在《聖路易史》和《皇家遺跡》兩本著作中都提到此事。前者在所有的版本中最為珍貴，因為出於迪康熱(1610—1688A.D.，法國東方學者和語言學家)的觀察；後者是依據儒安維爾最早未曾修飾的原文。我們應該看看所發現的原文有什麼說法，那就是用一個類似投石器的裝置，將希臘火隨著一根木樁或標槍發射出去。


[17]
 　現代人基於虛榮心或嫉妒，使久已受到肯定的論點為之動搖，說火藥在14世紀以前已經發明，而希臘火在公元7世紀前早已出現。等到發明成為眾人知曉之事，要在這個時代之前找出可信的證據，很難說得清楚，也無法讓大家滿意，後來的作者受到懷疑不是欺騙就是輕信。在最早的圍攻作戰就已使用易燃的油類和硫黃，何況希臘火的性質和效果有的地方與火藥很類似。在古人中最早是普羅科皮烏斯的文章曾經提到，其次是在西班牙的阿拉伯歷史中也有若幹事實，這些都很難置之不理。


[18]
 　培根修士是一位極為出眾的人物，洩露中間的兩種成分是硝石和硫黃，然後用胡言亂語隱瞞第三種成分，好像他害怕自己的發現所產生的結果。


[19]
 　阿拉伯人入侵法蘭西而被「鐵錘」查理擊敗，可以參閱托萊多主教羅德裡克·希梅內斯的《阿拉伯人史》，在他之前還有伊希多爾·帕森西斯的《基督徒編年史》和諾瓦裡的《伊斯蘭史》。穆斯林對於他們的損失數字，不是諱莫如深就是寥寥幾筆帶過，但是卡多納從伊本·哈利坎、赫加齊和一位無名作者所搜集的資料，寫出一篇真實而簡單的記錄。《法蘭西通史》的原文和聖徒的傳記，都刊入布凱的全集和帕吉的《編年史》中。巴羅尼烏斯的《編年史》年表的時間提前了6年，帕吉全部予以更正；貝爾的《辭典》生動有力的評論，比起探本求源的研究更有價值。


[20]
 　有些現代的學者指責查理曼的大臣，誇大墨洛溫王朝衰弱的狀況，但是當時的情形的確如此，法國的讀者會永遠朗誦布瓦洛(1636—1711A.D.，法國詩人和文學理論家)的《盧特林》美妙的詩句。


[21]
 　馬馬齊在瓦茲河畔，位於貢比涅和努瓦永之間，埃金哈德稱之為收益很少的莊園。科佩迪烏姆或貢比涅是更受到尊敬的皇宮，加利安尼神父，那位笑容滿面的哲學家也肯定此事，說這裡是君王的居所。


[22]
 　羅馬建城後630年大約是波利比阿時代，納博訥在成為殖民地之前原來是凱爾特人的城鎮，當時就已經享有盛名，坐落在羅馬世界最北的地區。


[23]
 　然而我懷疑牛津清真寺是否能像在班普頓講座，產生像阿拉伯文教授懷特博士最近提出的講道辭那樣文雅而充滿智慧的爭論。他對穆罕默德的性格和宗教的評述通常都適合他的論點，完全根據真理和理性，很像精力充沛和口齒伶俐的律師，有時會表現出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的風範。


[24]
 　[譯注]歷史上在普瓦提埃附近有三次著名的會戰：(1)第一次是公元507年，克洛維率領法蘭克人在此擊敗西哥特人，親手殺死阿拉裡克二世，將阿基坦收入版圖；(2)第二次即本次會戰；(3)第三次是1356年，「黑王子」威爾斯王子愛德華擊敗法王約翰二世。


[25]
 　阿奎萊亞的輔祭保羅·沃爾尼弗瑞德，以及羅馬教會的圖書館長阿納斯塔修斯，他們記載殺死的敵人都是這個數目。阿納斯塔修斯還提到一個非常玄妙的故事，說是有3塊奉獻給神的海綿，只要是法蘭西士兵蒙受恩澤用來洗身，就可以刀槍不入。在厄德給教皇的信函中，似乎僭奪了勝利的榮譽，以致受到法國編年史家的抨擊，而且他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指控厄德勾結薩拉森人。


[26]
 　「鐵錘」查理的兒子丕平，在公元755年光復納博訥和塞普提馬尼亞所屬地區，過了37年以後，阿拉伯人突然入侵，到處燒殺擄掠，用抓走的俘虜來建築科爾多瓦的清真寺。


[27]
 　這封牧函是寫給日耳曼的路易的，他是查理曼的孫子，可能是工於心計的欣克馬爾執筆，由蘭斯或魯昂行省的主教簽名，時間是公元858年。然而巴羅尼烏斯本人和法國學者藐視這封虛構的主教信，所以抱著否定的態度。


[28]
 　阿布·穆斯林的妒忌心極重，只要是妻室用過的馬匹和鞍具，立即將馬殺死，燒燬用過的馬鞍，以免以後被其他的男人乘坐。他的廚房就要用1200頭騾子或駱駝，每天要消耗3000個餅和100隻羊，除此以外還有牛和雞。


[29]
 　穆萬在未升任哈里發之前是美索不達米亞的總督，阿拉伯諺語稱讚野驢好戰成性，從來不會在敵人面前逃走。穆萬的綽號正好驗證荷馬所說的比喻，這兩個人都可以讓現代人閉嘴，因為大家認為驢子是愚蠢和恥辱的象徵。


[30]
 　布西爾或布西裡斯在希臘神話中極其著名，全埃及有四處地方用這個名字：頭一處就是穆萬被殺的地點，在菲烏姆或阿爾西諾伊行省，位於尼羅河西岸；第二處在三角洲的賽貝尼提克行省；第三處靠近金字塔；最後一處在蒂巴伊斯，被戴克裡先毀滅。有關這4個地點的詳細位置，可以參閱阿布爾菲達、米凱利斯和丹維爾的著作。


[31]
 　[譯注]薩法赫成為阿拔斯王朝第一代哈里發，穆萬被殺，首級被送來驗明正身，薩法赫說道：「要是他們吸乾我的血還不能解渴，那麼他流的血也無法止住我的憤怒。」因此他自稱「吸血魔王」，下令對倭馬亞家族斬盡殺絕。


[32]
 　巴格達的奠基是在伊斯蘭教紀元145年即公元762年。阿拔斯王朝最後一位君主是穆斯塔辛，在韃靼人攻佔巴格達以後被殺，是伊斯蘭教紀元656年即公元1258年2月20日。


[33]
 　有關巴格達這個詞的起源引起很多爭論，波斯語第一個音節是指花園，達德是一位基督教隱士，他的小室就在花園裡，曾是這個地點的唯一住所。


[34]
 　我把金幣的幣值算成8先令，銀幣的幣值是金幣的十二分之一，但是我從未向埃爾佩尼烏斯請教有關數字的問題，拉丁人對算術不見得比野蠻人高明多少。


[35]
 　阿布爾菲達敘述阿爾馬蒙的輝煌成就和豪邁氣概，彌爾頓暗示這種東方的習性：「啊!華麗的東方何其富裕，國王在黃金和珍珠中沐浴。」用現代的「抽獎」字眼來代表羅馬皇帝的「撒錢」，就是把貴重的東西拋向群眾之中，讓大家憑運氣去接去搶。


[36]
 　安特摩尼的貝爾陪同俄羅斯大使覲見波斯運道乖謬的侯賽因沙王，看到兩頭獅子在前面引導，用來表示：面對國王的權力，即使最兇猛的野獸也要俯首帖耳。


[37]
 　巴格達接受派遣的使臣是在伊斯蘭教紀元305年即公元917年，索爾茲伯裡的哈里斯是位博學而和藹的英文譯者，譯出阿布爾菲達的著作，採用這段文字時我做了局部的修改。


[38]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鑒賞力和建築術方面的概念，從對格拉納達的阿爾罕布拉宮所做的描述，以及所使用的金銀器具，就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


[39]
 　阿卜杜勒·拉赫曼坦誠的表白、所羅門感歎世界的空虛(讀一讀普賴爾冗長卻又優雅的詩篇)，以及塞基德皇帝幸福的十日，那些對人類生活感到幻滅的人非常樂意加以引用，然而他們的期望過於極端，表示的意見也不夠中肯。要是我能把心中的話說出來(這是我唯一能確定的人士)，可以說我享受過很多幸福的時光，遠比西班牙的哈里發那戔戔之數要多得多，而且我要毫不猶豫地補充，很多的快樂來自我對這部書的辛勤寫作。


[40]
 　古利斯坦提到穆罕默德與一位醫生的談話，先知本人就精通醫術，加尼爾引用他的一則諺語，現在還在世上流傳。


[41]
 　這些六邊形都用角錐體連接起來，同樣的角錐體由3個邊的頂角所構成，全部用最少量的物質達成所望的蜂巢組織。要是數學家按照理論來決定這些角錐，形成的最大角度是109°26′，最小角度是70°34′，實際測量蜂巢角錐體的角度分別是109°28′和70°32′。雖然蜜蜂不是卓越的幾何學大師，但是這種完美而又和諧的工作，絕非人力所能完成。


[42]
 　賽義德·伊本·阿美德是托萊多的宗教法官，亡故於伊斯蘭教紀元462年即公元1069年，不僅讓阿布·法拉吉烏斯獲得令人感到驚奇的文章，也給波科克的《阿拉伯人簡史》提供了文本所需的素材。當時每位哈里發的治下都有一批名聲顯赫的哲學家和醫生，他們提供大量有關文藝的軼事秘聞，成為阿布·法拉吉烏斯所著《王朝》一書最具特色之處。


[43]
 　例如阿波羅尼烏斯·佩爾吉烏斯所著《圓錐截面》的第五、六、七卷(第八卷始終從缺)，已經根據公元1661年佛羅倫薩的抄本刊行；要是照維維安尼從事數學研究的預言，第五卷早已獲得原本。


[44]
 　這些阿拉伯文譯本的優點和特色，雷諾多主動進行探討，卡西裡很早就提出辯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和格倫的譯本，大部分要歸功於霍那因這位聶斯托利派的醫生，他在巴格達的哈里發宮廷享有盛名，逝世於公元876年。霍那因的翻譯工作無論從質還是量來說都可稱為當代的泰斗，後來他的兒子和門生的作品在發表時都用他的名字。


[45]
 　[譯注]即亞里士多德。


[46]
 　亞里士多德的《範疇》有多家的註釋，要論文字的優美首推詹姆斯·哈里斯的《哲學之分類》一書，他努力不懈地要恢復希臘文學和哲學的研究工作。


[47]
 　亞歷山大裡亞的狄奧凡圖斯所處的時代無人知曉，但是他仍有六卷書留存在世，希臘人普拉努德斯和法國人梅濟裡克深入研究並對其詳加說明。


[48]
 　阿布爾菲達敘述這次的作業狀況，依據伊本·坦勒坎和最好的歷史學家所提供的資料。這裡所說的「度」的距離，經過精確的測定是20萬皇家或哈什米肘尺，這種肘尺神聖而又合法，是阿拉伯人從巴勒斯坦和埃及獲得。這種古老肘尺的長度在大金字塔的基線重複400次，也就是基線的四百分之一，可以算是東方最原始和通用的度量。


[49]
 　阿爾布馬扎及阿拉伯最好的天文學家認為，占星學確實有些道理，他們從土星和太陽而不是水星和金星獲得很確切的預言。有關波斯天文學家的現況和科學的成就，可以參閱夏爾丹的著作。


[50]
 　在公元956年時，里昂國王「胖子」桑喬找科爾多瓦的醫生給他治好病。


[51]
 　華生博士同意阿拉伯人早期在化學方面的貢獻，然而他引用著名的伽巴爾在公元9世紀很謙虛的自白，說自己運用的科學知識特別是金屬的變質，大部分來自古代的智者。不論他們的知識來源為何或者能發揚光大到何種程度，化學和煉丹的技術很明顯是來自埃及，時間至少是在穆罕默德之前300年。


[52]
 　阿布·法拉吉烏斯提到荷馬兩本史詩的敘利亞文譯本，是出自狄奧菲盧斯的手筆，他是利巴努斯山的馬龍派基督徒，在公元8世紀末在羅哈或埃德薩以天文學為生，他的作品可以說是文學的奇葩。我好像在哪裡讀到過這樣的報道，但是並不見得相信，就是說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已經被譯成土耳其文，好供穆罕默德二世閱讀。


[53]
 　我曾經帶著愉悅的心情閱讀威廉·瓊斯爵士所著《拉丁文註釋的亞洲詩集》，是這位不可思議的語言學家年輕時的作品。目前他的鑒賞力和判斷力更加成熟，可能減少了對東方人的熱情與推崇。


[54]
 　在阿拉伯的哲學家當中，阿威羅伊受到指責說他藐視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些教派都認為他的態度有幾分道理，但是這完全是針對另外兩者而言，自己的教派不能算在內。


[55]
 　拉卡的位置就是古老的尼西弗裡姆，可以參考丹維爾的著作。《天方夜譚》談到哈倫·拉希德一直停留在巴格達。他尊敬阿拔斯王朝的都城，但是居民的種種惡習逼得他只有離開城市。


[56]
 　圖內福爾從君士坦丁堡到特拉布宗的沿岸航行中，曾經在赫拉克利亞過夜，他的眼睛觀看城市的現況，並從閱讀中神遊古代的事跡。我們有一份赫拉克利亞的獨立史料，佛提烏把它保存在門農的斷簡殘篇之中。


[57]
 　我從貝隆、圖內福爾和墨爾修斯幾位作者那裡，知道克里特古代和現在的狀況。雖然荷馬和狄奧尼西烏斯對克里特讚譽有加，但我不認為這個多山的島嶼就土壤的肥沃程度而言，能與西班牙大部分的地區相比，要說更勝一籌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58]
 　[譯注]密諾斯在希臘神話中是天神宙斯和歐羅巴之子，成為克里特國王，有眾多知名的子女，荷馬的《奧德賽》提到他是公正的君王，死後成為冥府的判官。


[59]
 　雷諾多曾敘述安達盧西亞的阿拉伯人在埃及燒殺擄掠的行為，但是他忘記提到這件事與克里特的征服有關。


[60]
 　《唐克裡德》這場堂皇而又動人的悲劇，比起伏爾泰所選定的時期(1005A.D.)，更適合當前的年代。但是我必須要稍微怪罪這位詩人，他把現代武士和古代共和國的精神，灌注到希臘的臣民身上。


[61]
 　在阿布爾菲達的作品和穆拉托裡的《意大利史學輯要》第一卷裡，可以從阿拉伯的歷史中摘錄西西里有關資料，德基尼特地補充了一些重要的史實。


[62]
 　看來教皇利奧四世的性格作風使伏爾泰感到吃驚不已，我要借用伏爾泰戲劇性的表達方式，看到羅馬廣場給我帶來更加鮮明而生動的景象。


[63]
 　[譯注]是指聖彼得，他當漁夫時的名字是西門，此外十二使徒中，還有雅各和他的兄弟約翰以及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都是加利利海的漁夫。


[64]
 　阿拉伯人和希臘人對於阿非利加人入侵羅馬，都保持沉默的態度，拉丁人的歷史對這方面並沒有提供多少的經驗教訓。對於公元9世紀的歷任教皇，我們最可信的嚮導也是同時代的人物，就是羅馬教會的圖書館長阿納斯塔修斯。他的《利奧四世傳》只有薄薄的24頁，要是大部分都是涉及迷信的瑣事，我們就得譴責或讚許他心目中的英雄，利奧四世經常在教堂而不是在軍營。


[65]
 　奧克托納裡是數字「八」，穆塔辛的一生與這個數字發生關係，他是阿拔斯王朝第「八」任哈里發，他在位「八」年「八」個月零「八」天，留下「八」個兒子和「八」個女兒，「八」千個奴隸和「八」百萬枚金幣(譯按：還要加上八場勝仗)。


[66]
 　古代的地理學家很少提到阿摩裡烏姆，羅馬的旅行指南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地方。阿摩裡烏姆到公元6世紀以後劃為主教轄區，新的加拉太行省剛成立就升為首府。我們在努比亞地理學家的著作中看到阿穆裡亞，而不是安古裡亞，那是這個城市遭到毀滅後重建的稱呼。


[67]
 　他在東方被稱為「倒霉鬼」，但是這件事西方並不知道，他的使臣在公共場合很大膽地洩露出來。


[68]
 　阿布·法拉吉烏斯提到一件非常特別的政府事務，發生在西利西亞的拉穆斯河一座橋樑上，這裡是兩個帝國的邊界，離東方的塔蘇斯有一日的行程。4460個穆斯林、800個婦女和小孩，以及100位盟友，要交換同樣數目的希臘人。他們逐個通過橋樑的中央，當他們抵達各自的朋友那邊，只聽到高聲的喊叫「大仁大慈的真主」和「主啊!憐憫我們」。他們中間可能很多是阿摩裡烏姆的俘虜，但是就在同一年(伊斯蘭教紀元231年)，哈里發下令將他們之中最顯赫的人物斬首，於是有42位成為殉教者。


[69]
 　這些薩拉森人被當成海盜和叛教者，受到非常嚴酷的懲罰。


[70]
 　中國人和伊斯蘭有關的史實中，有很多地方不為人知，德基尼對於這道鴻溝有時就避而不提，難免會產生問題。他認為突厥人就是Hoei-ke，也可稱之為Kao-tche或high waggons，他們共分為15個旗，從中國和西伯利亞到哈里發和薩曼王朝的疆域。


[71]
 　穆塔辛將古老的名字蘇美爾或薩馬拉，改為塞爾曼拉這個充滿幻想的稱號，第一眼看到就令人感到愉快。


[72]
 　伊瑪辛、阿布·法拉吉烏斯和阿布爾菲達的編年史裡，要是討論到阿拉伯帝國的「王朝」，就會出現在適當的年代下面，要是在德貝洛的辭典裡出現，就會用適當的名稱。德基尼的年表就像東方通用的年代記，點綴著歷史的掌故，但是他太重視正統的王朝，有時會使時間和地點產生混淆。


[73]
 　德基尼對伊德裡斯王朝的敘述不夠精確，我必須提出來以明責任：(1)菲茲的王國和城市並不是建立在伊斯蘭教紀元173年，因為創始人是阿里一位後裔的遺腹子，他的父親從麥加逃出來是伊斯蘭教紀元168年；(2)創始人跟他的父親同名都叫伊德裡斯，他並不是死於伊斯蘭教紀元313年，這樣算來要活到120歲那種不可能的年齡，事實上他死於伊斯蘭教紀元214年，不過剛成年而已；(3)王朝終結在伊斯蘭教紀元307年，比起匈奴人的歷史學家所說的時間要早23年。


[74]
 　最早的正史和密孔德的拉丁文譯本，對於塔赫爾王朝和薩法爾王朝，還有薩曼王朝的崛起都有敘述，然而德貝洛非常辛勤的工作，已經將這些史實中最引人入勝的部分全部摘錄出來。


[75]
 　他們的主人在同樣情況下表現出更為縱容和寬大的精神，漢巴爾是4個正統教派的頭目之一，伊斯蘭教紀元164年生於巴格達，死於伊斯蘭教紀元241年。他在爭論有關《古蘭經》的創作問題時，一直不停奮戰，並且受到很多磨難。


[76]
 　勒特普朗德處於不安定的狀況，暴躁的脾氣讓他受了很多的罪。他認為譴責和輕視的稱呼，比希臘人虛榮的頭銜更適於用在尼西弗魯斯身上。


[77]
 　雖然佐納拉斯的話帶著諷刺的意味，但是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克里特最後還是被尼西弗魯斯·福卡斯所光復。


[78]
 　亞美尼亞人聖尼康的希臘文傳記被收藏在斯福爾扎圖書館，耶穌會教士西爾蒙譯成拉丁文供紅衣主教巴羅尼烏斯運用，這個當代的傳奇可以讓人瞭解10世紀的克里特和伯羅奔尼撒。他發現新光復的島嶼，但是獲得勝利的傳教士可以給予世俗的幫助。


[79]
 　勒特普朗德有意貶抑希臘人的實力，然而他認為尼西弗魯斯進軍亞述時，率領了一支8萬人的軍隊。


[80]
 　像這種面子十足的描述只適合巴格達，不可能用於哈馬丹或陶裡斯，而哈馬丹就是埃克巴塔納，很可能是弄錯了城市。根據很籠統的說法，埃克巴塔納有很崇高的地位，曾經是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的都城。


[81]
 　君士坦丁有一份光輝奪目的抄本《拜占庭教會禮儀大全》，從君士坦丁堡流傳到比尤達、法蘭克福和利普西克，經過萊克和雷斯克的編輯，出版了一個非常華麗的版本(1751 A.D.的對開本)。不論這個主題有沒有價值，編者獲得各方的讚譽，他們辛苦的工作沒有白費。


[82]
 　墨爾修斯(1579—1639A.D.，希臘學者和編輯)在編輯利奧和君士坦丁的《戰術學》這本巨著時，博學的約翰·拉米獲得一些新的抄本，對於這本書的出版給予了很大的幫助。然而文本還是有刪除和脫落之處，譯本有的地方語意不明而且錯誤甚多。維也納皇家圖書對一位新編輯可以提供相當有價值的史料。


[83]
 　對於《巴西利克》這個題目，法比裡修斯、海尼修斯(1681—1741A.D.，法學家和歷史學家)和詹農就有關歷史方面，能提出有用的意見。法布羅圖斯出版41冊的希臘文《法典》，加上拉丁文的譯本是七大卷的對開本。《巴西利克》全書有60卷，約翰·琉克拉維烏斯已經印行了一本綱要，利奧的113卷《御法新編》可以在《民法總集》中找到。


[84]
 　這53卷書或標題中，只有兩卷保存下來並且出版，就是《使臣的派遣》和《敗德的行為》。


[85]
 　漢克烏斯曾經敘述譯者西蒙的平生和著作。西蒙是聖徒的傳記作家，在翻譯更為古老的聖徒作為時，完全用天馬行空的意譯方式，有時根本不知所云。他的希臘文《修辭學》再度意譯成為蘇裡烏斯的拉丁文譯本，到現在已經找不到一點原文留存的線索。


[86]
 　色諾芬是一位軍事家，在他的《居魯士的教育》第一卷中，提到波斯人的兵法和戰技，雖然篇幅很少，但他認為希臘人必須要有所體認。把所有戰爭和韜略的作品彙編成一套叢書，對學者而言是很有意義的使命，靠著辛勞的工作可以發現很多新的抄本，具備高深的學識可以闡明古代的戰爭歷史，但是這位學者應該要有軍人的經歷。好可惜啊!昆塔斯·伊西利烏斯怎麼去世了呢!


[87]
 　希臘人對愛琴海的稱呼是聖海，後來經過訛傳成為千島之海，地理學家和水手加以改變簡稱為「拱門」。所有的島嶼和鄰近的阿索斯山，有眾多的僧侶或東正教的修道士。


[88]
 　有一名猶太旅行家遊歷過歐洲和亞洲，根據他的說法，只有以實瑪利派的城市巴格達，在各方面能與君士坦丁堡一比高下。


[89]
 　[譯注]卡德摩斯是腓尼基王子，殺死巨龍將它的牙齒埋在地下，結果生出一批武士互相殘殺，最後剩下5人追隨他興建底比斯城；達那俄斯是埃及國王的兒子，他有50個女兒嫁給兄弟的50個兒子，在新婚之夜妻子將丈夫全部殺死，他的50個女兒受到月神永恆的懲罰；珀羅普斯是坦塔盧斯的兒子，被父親殺死敬神，眾神憐憫使他復活。


[90]
 　[譯注]斯巴達的居民分為3個階級：最高統治階級是拉棲代蒙人，是征服者多里克人的後裔；其次是邊區居民，為被征服的阿爾卡狄亞人的子孫；最下層是希洛人，地位與奴隸沒有差別。


[91]
 　琉卡特的巨岩是主教的島嶼和教區在南邊的海岬，奧維德和《旁觀者》的讀者都會知道，從古以來這裡是失戀者的跳崖之地。要是他享有獨一無二的監護權力，就可說是希臘教會最富有的高級教士。


[92]
 　這份資料來自手抄本的成文法，穆拉托裡和意大利的古文物家都曾經引用。


[93]
 　英格蘭在公元1620年建立主要的絲織品產業，但是能夠廢除南特詔書，這要歸功於斯皮塔菲爾德殖民地。


[94]
 　有個天才兒童巴拉特爾將希伯來原文譯成法文，還附加一卷學識尚未成熟的作品。這位猶太拉比的敘述雖然錯誤很多，有的地方出於杜撰，但還是不能否認他在現地的所見所聞。


[95]
 　中世紀的迪康熱和蒂爾蒙特對於皇宮有冗長而詳盡的描述，看來在法國土生土長的兩位古文物學家很有成就，日耳曼人在這方面無法相比。


[96]
 　拜占庭皇宮的富麗堂皇和雄偉壯觀，要是按照一首諷刺詩的說法，已經勝過羅馬的卡皮托、帕加馬的皇宮、魯菲尼亞的園林、庫濟庫斯的阿德裡安廟宇、金字塔和法羅斯燈塔。這首詩是曾任埃及郡守的朱利安所寫，布蘭克曾經探求到他寫出71首諷刺詩，全都生動鮮明，但是其中沒有這一首。


[97]
 　[譯注]豪華餐廳的長度應是寬度的兩倍，高度為長寬之和的一半，通常位於中庭的側方，佈置得金碧輝煌，四壁有鑲嵌畫和各種雕塑，在3個方位設置臥榻，賓主都躺著進食交談，全程有奴隸在旁服侍。


[98]
 　迪康熱對於君士坦丁堡、羅馬和法蘭西的皇冠，寫了一篇非常具有學術價值的論文，但是在他列舉的34種類型當中，沒有一種符合安娜所描述的式樣。


[99]
 　從利奧一世(470A.D.)開始，皇帝的紫色墨水是用硃砂和銀硃混合製成，當今還可以在最原始的文件中看得到。皇帝的監護人可以享有這種特權，但是財產估值詔書的簽名和月份得用綠色墨水。


[100]
 　阿拉伯人將通事稱為「Tagerman」，科迪努斯曾經提到他們的工作，在布斯比奎斯和迪康熱的作品裡都有記載。


[101]
 　這個職稱直接從諾曼人那裡借用，在12世紀時，詹農將西西里的水師提督列為高階職位。


[102]
 　這些官位和職稱的綱要是來自科迪努斯·庫洛帕拉塔，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以後，他還能倖存在世，費盡心血的作品稍嫌瑣碎。戈亞爾的註釋，加上一位耶穌會教士博學的格雷策爾所寫的三本書，可以將原書闡釋得非常清楚。


[103]
 　用手觸唇表示尊敬的行禮方式稱為ados，來自拉丁文adoro、adorare(致敬)的字根，可以參閱學識淵博的塞爾登所著《官職的頭銜》一書。


[104]
 　勒特普朗德兩次出使君士坦丁堡，所有在希臘首都所遭遇的狀況，他都用愉快的心情很詳盡地對其進行記敘。


[105]
 　宴會當中安排娛樂節目，一個小孩用額頭頂著一根長約24英尺的木桿保持平衡，木棒頂端下方有一根2肘尺長的橫桿。另外有兩個赤身裸體的小兒，相互用繩綁在一起或是單獨爬上木桿，表演各種特技動作。


[106]
 　Gala在阿拉伯語是指有職位的官袍，可能來自卡拉或是卡羅特的含意。


[107]
 　安東尼在給屋大維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他的埃及妻子是世系綿長的國王的女兒。我倒是想質問(對這個問題我並沒有繼續去追查)這位三巨頭之一，他是用羅馬還是埃及的儀式來舉行婚禮。


[108]
 　我不是曾經說過，這位猶太美女在那時的年齡已50多歲嗎？所以拉辛(1639—1699 A.D.，法國劇作家和詩人)在寫這個劇本時，一定要很小心地隱瞞她的年紀和籍貫。


[109]
 　君士坦丁曾經讚譽法蘭克人的武德，所以主張要建立私人和國家的同盟關係，法國作家對這種恭維之詞無不感到飄飄然。


[110]
 　[譯注]維納斯是羅馬人的愛與美女神，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阿弗洛狄忒；朱諾是天後，主神朱庇特的妻子，執掌婚姻和生育之神，相當於希臘神話的赫拉；塞默勒是卡德摩斯的女兒，與宙斯私通生下酒神狄奧尼西烏斯。


[111]
 　德米特裡烏斯·波利歐西特斯的水師配置的船隻，甚至裝有15和16列的划槳。托勒密·菲拉德爾法斯使用40列划槳的大船當作水上宮殿，根據阿巴思諾特的計算，那些船隻的噸位要是與英國的100門炮艦做比較，相當於4.5:1，也就是古代的四艘半大船才抵得上現在一艘戰艦的重量。


[112]
 　利奧對德洛摩尼很清楚地描述說是兩層槳船，我必須指正墨爾修斯和法比裡修斯的譯文，他們盲目附和戰船的古典稱呼Triremes，所以才會曲解原意，事實上Triremes是三層槳船。拜占庭的歷史學家有時也犯同樣的錯誤。


[113]
 　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用冷靜的態度，稱許船隊用這種方式來調動，要是繞過伯羅奔尼撒半島航行，在他的幻想之中是極為可怕的事，環航一周的距離不下1000英里。


[114]
 　狄奧菲尼斯的接班人特別提到這些位置的名稱，靠近塔爾蘇斯是盧盧姆城堡，接下來是阿爾蓋烏斯山、伊薩姆斯山、伊吉盧斯山、馬馬斯嶺、塞裡蘇斯、摩西盧斯、奧森提烏斯嶺，最後是皇宮的法羅斯日晷。他非常肯定消息的傳遞只需一會兒工夫。可悲的誇大之詞，任何事要是過於誇張就等於沒有說。要是確定在3小時、6小時或12小時之內，那會更加可信。


[115]
 　利奧六世在《戰術學》的序文之中，坦誠的言辭表達出對紀律喪失和災難頻仍的悔恨，毫不保留地一再譴責那些烏合之眾。到了下個世代，君士坦丁的門生還是抱著同樣的看法。


[116]
 　在《禮儀書》裡可以看到這些規定，形式上皇帝要踩在被俘的薩拉森人頸脖上面，這時歌詠隊要唱出「汝必將踐踏敵人!」群眾連續呼喊「主啊、憐憫我們!」40次。


[117]
 　利奧六世特別指出，對任何國家如果一定要用堂堂正正的會戰來決定勝負，這是非常輕率和危險的想法。這種話非常有道理，一點都不虛偽。不過要是古代的羅馬人聽從這種意見，利奧六世就不會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的海岸統治這個帝國。


[118]
 　佐納拉斯和錫德雷努斯都提到尼西弗魯斯的圖謀，很不幸他對反對他的教長過分慷慨。


[119]
 　《戰術學》第八章提到各種不同的民族，利奧六世所搜集的這些資料，不僅具有歷史的價值，也是最實用的部分。有關薩拉森人的生活習性和作戰狀況，羅馬皇帝要一再深入研究。


[120]
 　勒特普朗德敘述和解釋希臘人和薩拉森人的神諭，這是預言風行以後發生的狀況。過去已經成為歷史，未來是一片黑暗，充滿未知。從光明和陰影的界線中，公正的評論家通常會判定這個神諭寫作的日期。


[121]
 　對於教會職位和接受聖俸的宗教戒律這個題材，可以參考托馬森神父極有見地的觀點。查理曼的普通法免除主教個人服行兵役的義務，但是從9世紀到15世紀的事實來看卻完全相反，主教領軍變成非常風行的做法，聖徒和神學家不是以身作則就是保持沉默。維羅納的拉瑟裡烏斯說道：「你用神聖的教規來證明怯懦是正當的行為，教規同樣禁止你去嫖妓，然而你……」


[122]
 　在《戰術學》第十八章，利奧六世用公正的態度，評述法蘭克人和倫巴第人在軍事方面的優劣和得失。也可以參閱穆拉托裡《中世紀意大利的古代文物集》第26篇論文。


[123]
 　歷史學家阿戈西阿斯(536—582A.D.，拜占庭詩人和歷史學家)曾如此形容查士丁尼。然而羅馬皇帝這個很特別的頭銜，很少在君士坦丁堡運用。等到法蘭西和日耳曼的皇帝都要繼承古老羅馬的權力和光榮時，希臘人的心態才有所改變。


[124]
 　按照馬爾庫斯的說法，荷馬的作品在巴西利斯庫斯時代被焚燬。這可能是新近發現的抄本，但是會在蛇皮上面？真是怪異得難以置信!


[125]
 　可以參閱佐納拉斯和錫德雷努斯的著作。就像修士培根一樣，「哲學家」利奧六世因無知而轉變為魔術師。然而這並不算很過分，如果他是神諭的作者，而神諭通常歸之於同名的皇帝。利奧六世就有一份物理學抄本藏在維也納圖書館，算了，別說啦!


[126]
 　有關佛提烏在教會任職和文學造詣的特性，漢克烏斯和法比裡修斯曾進行過長時期的討論。


[127]
 　提到哈里發的寶座就是指巴格達，敘述他的出使不僅滿足好奇心，也帶有訓勉的意味。但是他怎麼會有能力取得這些書？巴格達沒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自己能帶的行李有限，也不可能全靠記憶。然而，雖然後者令人難以置信，但受到佛提烏自己肯定。卡穆薩特有清楚的敘述。


[128]
 　傑拉德·佛修斯(1577—1649A.D.，古典學者、評論家、語言學家和神學家)和勒·克拉克(1657—1736A.D.，亞美尼亞學者)依靠微弱和傳聞的證據，提到米凱爾·塞盧斯對米南德24出喜劇所寫的評注，在君士坦丁堡還留存著最古老的抄本。但是就一位熟讀各類書籍的學究來說，嚴肅或遲鈍的個性與進行古典研究好像會產生矛盾：米凱爾可能與塞利烏斯相混淆，塞利烏斯研究米南德的戲劇，寫出各出的大綱和導言。在10世紀時，蘇伊達斯(拜占庭辭典編纂家)的作品引用50部喜劇，塞利烏斯是對阿里斯托芬素有研究的古老訓詁家，蘇伊達斯只要抄寫他的成果就夠了。


[129]
 　[譯注]阿爾凱奧斯(620B.C.—580B.C.)是希臘九大抒情詩人之首，將政治的口號與詩混為一體，每首抒情詩都可敲響叛亂的警鐘；薩福(620B.C.—565B.C.)，希臘女詩人，作品有《抒情詩》和《哀頌》，僅有若干殘篇流傳後世。


[130]
 　安娜·科穆寧娜可能對她的希臘風格感到自負，諾納拉斯是同時代的人物，對她並沒有奉承和吹捧的言辭，說她沒有真才實學，倒是相當可靠。公主精通柏拉圖以機智著稱的《對話錄》，研究過占星學、幾何學、算術和音樂。


[131]
 　利奧·阿拉提烏斯將容易寫作、已經濫用的打油詩稱為政治體或城市歌謠，通常包含15個音節。君士坦丁·馬納塞斯和約翰·庫濟庫斯都有這類的作品。


[132]
 　聖約翰·達馬森努斯在公元8世紀時，就像聖伯納德受到拉丁教會敬愛一樣，被希臘教會尊為最後的神父。


[133]
 　在狄奧多里特的時代，敘利亞的西拉斯主教轄區下有800個村莊，其中只有2個村莊的居民是阿里烏斯派和優諾米烏斯派的信徒，8個村莊的居民是馬西昂派，他們的主教工作辛苦，能與正統教會保持良好的關係。


[134]
 　保羅教派拒絕接受《彼得後書》，古代和現在很多受到尊敬的人都認為頗有道理。他們同樣也不理會《啟示錄》，但是這種忽略不被看作罪過，希臘人在公元9世紀時，對於這部充滿預言的經文，必定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


[135]
 　波菲利完全是出於惡意，認為在12位使徒中間，還是有一兩位使徒存著謬誤的觀念和個人的情結，彼此之間才會產生這些爭論。克利索斯托(347—407A.D.，聖徒、君士坦丁堡主教)、傑羅姆(347—419A.D.，聖徒、翻譯家和修道院院長)和伊拉斯謨(1466—1530A.D.，人道主義者和學者)認為，這些都是假裝的口角，也是虔誠的欺騙，能給非猶太教徒帶來好處，更能對猶太人施以懲戒。


[136]
 　要是有人對於充滿異端邪說的圖書館感到好奇，可以參考博索布勒的研究成果。甚至就是在阿非利加，聖奧古斯丁提到摩尼教的書籍，說是「數量極多、文字優雅、裝訂美觀」，要求大家不能姑息，「舉火將這些邪惡的羊皮紙全部燒掉」。他的告誡被堅定地貫徹執行。


[137]
 　兩位才高八斗的學者博索布勒和莫斯海姆，對諾斯替教派基於善惡兩元論所形成的各種體系，費盡心血去探索並且加以區別。


[138]
 　這些國家位於幼發拉底河與哈里斯河之間，為梅德人和波斯人據有超過350年之久。本都國王的家世源遠流長，是阿契美尼德斯王朝的王室後裔。


[139]
 　很可能是龐培征服本都以後建立的殖民地。科隆尼亞位於呂庫斯河流域，在新愷撒裡亞的上方，土耳其人稱為科萊希薩或科納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城鎮，整個地區有強大的勢力。


[140]
 　貝洛納的廟宇在本都的科馬納，是一個勢力強大和雄於資財的宗教團體，高級祭司在王國受到尊敬，是僅次於國王的第二號人物。斯特拉博提到廟宇的狀況、祭典的過程以及每年兩次盛大的節慶，特別表現出心滿意足的神色，尤其是他母親的家族一直據有祭司的職位。本都的貝洛納具有女神的容貌和氣質，不是戰神而是愛神。


[141]
 　新愷撒裡亞主教格列高利(240—265A.D.)的稱號是陶瑪特古斯，意為奇跡創造者。過了100年以後，他的老鄉尼薩的格列高利寫出他一生的事跡或傳奇，這位與他同名的人物是聖巴西爾的兄弟。


[142]
 　保羅教派在取名的含意和精神的層次方面，都持保留的態度並預留了迴旋的空間。等到正統教會發現這個棘手的問題以後，他們在受到貶抑的狀況下，成為叛教者或殉教者。


[143]
 　佩特魯斯·西庫盧斯談起宗教迫害的行為，感到極為滿足和歡愉，說是「正義得以伸張」。西美昂並非別號而是指怪物，是巨大的鯨魚，將一群水手淹死，這些人將鯨魚誤認為是一個島。


[144]
 　奧特可能是曾經拜訪過特夫裡斯獨立自主蠻族的唯一法蘭克人，他跟在一個土耳其軍官的後面，很幸運地得以脫逃。現在這個地方叫迪夫裡伊。


[145]
 　科普羅尼穆斯將他的異端邪說人士全部運走，這是錫德雷努斯的說法。錫德雷努斯抄錄狄奧菲尼斯的編年史。


[146]
 　佩特魯斯·西庫盧斯為了贖回俘虜，在特夫裡斯住了9個月(870A.D.)，得知他們打算進行的任務，於是將他保存的書《摩尼人歷史》題獻給保加利亞新的總主教。


[147]
 　安娜·科穆寧娜在《阿歷克塞傳》中，記載她那行為有如使徒的父親，處理摩尼教徒的有關狀況。她渴望能駁斥這些極為可厭的異端。


[148]
 　巴西爾是個僧侶，是鮑格米勒派的創始人，這是諾斯替教派的一個分支，很快遭到毀滅的命運。


[149]
 　我們英國歷史學家的這段文章是出於迪康熱對維爾哈杜因極為卓越的註釋。維爾哈杜因發現，菲利浦波裡斯的保羅教派成為保加利亞人的朋友。


[150]
 　保加利亞人這個民族有幾種稱呼，像Bulgari、Boulgres和Bougres等，這個特有的名詞是法蘭西人用來譴責放高利貸者，或是違反自然的性犯罪者。Paterini或Patelini是指一個處事圓滑而又善於奉承的偽君子，像《帕特林律師》就是一出原創和歡樂的鬧劇。摩尼教徒可以稱為卡撒裡，是純潔的意思，以訛傳訛叫成加扎裡。


[151]
 　用法律、十字軍和宗教迫害來對付阿爾比異端，莫斯海姆有公正無私但籠統的記載。有關整個事件的細節，教會歷史學家都有詳盡的記載，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天主教還是新教，在這些人中弗勒裡的論點最為公正和寬厚。


[152]
 　林波克在出版《宗教裁判法庭通史》之前，先刊行《圖盧茲的宗教裁判法》(1307—1323A.D.)，這些作品應該要有學識更淵博而評論更正確的編輯。我們不應該中傷宗教法庭，甚至對撒旦也要講公道話，但我一定要說清楚，罪人的名單填滿了19頁對開的紙張。只有15個男子和4名婦女被判無罪，釋放後回到家人的懷抱。


[153]
 　莫斯海姆的《通史》第二部分，揭露宗教改革者的革新主張和各種記錄。雖然他能洞察當前的一切狀況，寫作有定見不受影響，但還是逐漸傾向路德教友的一邊。


[154]
 　愛德華六世在位期間(1547—1553A.D.)，我們的宗教改革更為大膽和完美。但是在英格蘭教會的基本條款中，為了討好人民、路德信徒或伊麗莎白女王，最早的原始文件原本強硬而明確地反對實質存在，後來取消這個反對意見。


[155]
 　宗教狂熱的惠斯頓(1667—1752A.D.，英國神學家)對哲學家哈雷(1656—1742A.D.，英國天文學家)說道：「要不是有路德和我這樣的人物，你現在還跪在聖威妮弗蕾德的畫像前面呢!」


[156]
 　有一本著作提到塞維特條款，是一份最好的記錄文件，讓我看到這種極為可恥的處理方式。


[157]
 　塞維圖斯被判處死刑，比起西班牙和葡萄牙點燃的大屠殺，使我感到更為憤慨。其一，狂熱的卡爾文完全是懷恨在心，這種惡意很可能是出於嫉妒。維也納的法官是他們共同的敵人，他竟然就在這些人的面前指控他的對手，為了達成毀滅塞維圖斯的目標，不惜背叛神聖的信託，提供他們之間的私人信件作為罪證。其二，不能用教會或國家遭到危險作為借口，來掩蓋殘酷的行為。塞維圖斯行經日內瓦，根本是個不會造成傷害的陌生人，沒有傳播教義也沒有出版作品，更沒有勸人改變信仰。其三，正統教會的宗教法庭審判官要求別人服從，自己也會遵守服從的戒律。但是卡爾文違犯為人處世最基本的條件：以身作則。我從伊索克拉底的道德規範上讀到這句格言，是福音書誕生前400年。


[158]
 　年輕國王在總主教的淫威之下，理性的情感和人道的思想都受到壓制。


[159]
 　我們可以推崇伊拉斯謨是理性神學之父。宗教寬容在沉寂100年以後，又能恢復到當年的盛況，這些獻身的人士是荷蘭的阿明尼烏派信徒，還有格勞修斯、林波克和勒·克拉克；在英格蘭是契林沃斯(1602—1644 A.D.，英國神學家)以及劍橋的宗教自由主義者，像蒂洛森(1630—1694 A.D.，英國坎特伯雷主教)、克拉克(1675—1729 A.D.，英國神學家)和霍德利(1676—1761 A.D.，英國主教)。


[160]
 　我很抱歉還要提到17世紀的三位作者，用高貴的態度來維護宗教寬容的權利，貝爾、萊布尼茨和洛克(1632—1677 A.D.，英國唯物論哲學家)都是俗家人士和哲學家。


[161]
 　可以參閱威廉·坦普爵士的《低地國家的宗教》最令人激賞的章節。我對格勞修斯並不滿意，他贊同宗教迫害的法律，僅僅譴責宗教法庭血腥的審判。


[162]
 　威廉·布萊克斯通(1723—1780 A.D.，法學家和歷史學家)爵士解釋英格蘭光榮革命時期所確定的法律。要不是民族的氣節比數以百計的成文法有效，那麼除了天主教徒以外，對於任何否認三位一體的人士，宗教迫害仍舊留下可供施展的空間。


[163]
 　我要提出兩篇與普裡斯特利(1733—1804 A.D.，神學家和科學家)有關的文章，讓公眾得知可以同聲責難，這些文章揭露他的論點所要達成的終極意向，其中第一篇可以讓教士戰慄不已，第二篇會使官員大驚失色。


[164]
 　約翰·斯特裡特花費很大的工夫，將拜占庭正史有關蠻族的文字和資料，經過整理、編輯和改寫以後，完成一個拉丁文的譯本，在佩特羅波利於公元1771年—1779年出版，編成四大冊六卷。樣式的編排非常美觀大方，卻沒有增進粗陋史料的價值。


[165]
 　狄奧菲尼斯認為古老的保加利亞在阿特爾河或伏爾加河的河岸，但是他又說這是流入黑海的巨川，地理知識太差，使人無法相信他的話。(譯按：亞述海可以說是黑海的一部，雖然伏爾加河流入亞述海，說它流入黑海也沒有多大的錯誤。)


[166]
 　希臘人提到的狀況和倫巴第歷史學家的敘述，有明顯的差異，卡米洛·佩利格裡諾和貝雷提很容易就將其解決。保加利亞的殖民區遷移到空無人煙的桑尼烏姆，雖然習得拉丁語，但是並未遺忘他們的母語。


[167]
 　這些都是帝國的行省，而且都說希臘語，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長經過協商，按照教會審判權劃分給保加利亞王國。


[168]
 　錫德雷努斯把萊克尼杜斯(或稱阿克裡達)的地位和主權說得很清楚。總主教或教長的位置從第一查士丁尼亞行省轉移到萊克尼杜斯，最後遷到特諾弗，給希臘人的思考或敘述帶來很大的困擾。有一個法國人(丹維爾)對這部分的地理，獲得非常精確的數據和資料，比起那些本國人士要高明得多。


[169]
 　卡爾科科戴勒斯是一位學養俱優的法官，認為達爾馬提亞語、波斯尼亞語、塞爾維亞語、保加利亞語、波蘭語，甚至波希米亞語都是同一來源。他把匈牙利語劃分為另一種語系。


[170]
 　約翰·克裡斯托弗的作品在公元1745年出版，對開本共兩冊。他搜集的資料和研究的成果，對闡明波希米亞和鄰近地區的古代文物甚有裨益。但是他的計劃範圍過於狹窄，運用的方式非常落伍，提出的批評相當膚淺，身為奧利克的律師卻很難免於一個波希米亞人的偏見。


[171]
 　喬丹同意眾所周知的看法，斯拉夫人這個稱呼的來源可能是slava、laus、gloria，這個詞在不同的方言和部分的言辭中都經常被使用，最後才形成一個非常顯赫的名詞。


[172]
 　一個民族在皈依基督教以後，接受別人對他們的稱呼，這種狀況顯然是出現在公元8世紀，法蘭西東疆的君王和主教有很多斯拉夫尼亞俘虜，不是波希米亞人而是索拉比亞人，從此以後，slaves這個詞延伸到一般的用途，現代的語文還在運用，甚至拜占庭到後期也接受這種稱呼。希臘原文的「聽差」或塞爾維亞人與拉丁文的奴役容易混淆，已經聽得非常順耳，倒也不會產生忌諱。


[173]
 　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皇帝敘述達爾馬提亞的斯拉夫尼亞人，他對自己那個時代的記載非常正確，但一提到前朝的事就毫無可信度。


[174]
 　11世紀匿名的《年代記》，將亞得裡亞海的控制歸功於約翰·薩戈尼努斯，元首安德魯·丹多羅在14世紀也寫出這件事的經過，這是威尼斯歷史上最古老的兩座豐碑之一。


[175]
 　錫德雷努斯和佐納拉斯的編年史記載了保加利亞人的第一個王國，提到建立的日期都很正確；斯特裡特搜集與拜占庭有關的史料；迪康熱對這一系列的國王，都能描述當時的狀況和定都的位置。


[176]
 　[譯注]《新約聖經·啟示錄》：「在1000年完了，撒旦必從監牢釋放，出來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戰爭。」所以提到歌革和瑪各是指撒旦的末路，神與魔鬼最後的對決。


[177]
 　維爾茨堡的主教相信這種見解，將之呈遞給一個備受尊敬的修道院院長，但是他做出更嚴肅的決定，說歌革和瑪各對教會來說是屬靈的迫害者，因為歌革象徵屋頂，是異教創始人的驕傲，瑪各會從屋頂下降，將他們的教派傳播到世界。然而這些人曾經博得人類的尊敬。


[178]
 　兩位匈牙利作家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們是喬治·普雷伊和斯蒂芬·卡托納。前者經常能夠保持可供推測的空間，獲得豐碩的研究成果；後者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判斷正確，表達清楚，使人容易瞭解，真是一位具備批判精神的歷史學家。


[179]
 　《年代記》的作者被認為是貝拉國王的秘書。卡托納認為這個人生於12世紀，為了應付普雷伊的吹毛求疵，對於他所扮演的角色要盡力辯護。這位學養不高的編年史家抄錄一些歷史記錄，因為他的地位受到肯定，摒棄杜撰的鄉野傳奇，寫作的內容以詼諧為主要特點。圖洛修斯在15世紀搜集這些傳說和神話，意大利人邦菲尼烏斯在文字上加以修飾。


[180]
 　[譯注]馬扎爾人是匈牙利最主要的民族，發源地在烏拉爾山脈以東地區，公元5世紀時西遷，首領阿帕德在公元896年率領族人定居於匈牙利平原，公元1001年馬扎爾國王斯蒂芬一世和他的部下改信基督教，他因而被封為聖徒。


[181]
 　費捨爾和普雷伊在他們的著作中，將匈牙利語和芬尼克方言列表進行比較，類似之處非常明顯，但是整個表格很簡單，引用的單字經過刻意的選擇。我讀到博學的拜爾(1694—1738A.D.，日耳曼東方學家)所寫的評論，他認為匈牙利語採用很多芬尼克語的單字，基本的結構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182]
 　這些種族在吐蕃的地區之內，中國的地理學家對吐蕃的狀況有詳盡明確的描述和記載。


[183]
 　伊斯布蘭德和貝爾在前往北京的旅途上，發現托波斯基鄰近地區有沃古利茲人。基於語源學帶來的困擾，Ugur和Vogul的發音類似，使得兩個不同的種族得到了同一個名字。四周圍繞著高山才帶來烏戈人的稱呼，在所有的芬尼克方言中，沃古利茲語最接近匈牙利語。


[184]
 　勒維克極為有趣的作品中，詳細敘述了芬尼克族的8個部落。


[185]
 　最早對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亞人的記載和描述，主要來自利奧六世的《戰術學》以及《拉丁編年史》。巴羅尼烏斯、帕吉和穆拉托裡都肯定地表示，這兩部書完成在公元889年。


[186]
 　古斯塔夫斯·阿多法斯想要將拉普蘭人編成一個團，但是沒有成功。格勞修斯提到，這些極地的部落根本不知兵刃為何物，因此他學習塔西佗的方式，用與世無爭來掩飾這種野蠻的無知。


[187]
 　利奧六世認為突厥人的統治是君主體制，他們的懲罰極為嚴苛，毫無通融的餘地。根據公元889年雷吉諾在年代記中的敘述，他們將偷竊當成重罪，公元1016年聖斯蒂芬在《最早的法典》一書中，證實了他們運用的法律制度。要是一個奴隸被定罪，第一次的懲罰是割掉鼻子或是處以5條小母牛的罰鍰，第二次是割去雙耳或同樣的罰鍰，第三次就要處死。自由人在第四次才失去性命，因為第一次的處分是喪失自由權。


[188]
 　卡托納用評述的方式，說明阿帕德、佐爾坦和托克薩斯這3個人的血腥統治，他盡力搜尋本國和外國的史料。至於匈牙利人的行為不論是帶來災難還是獲得榮譽，我都要把毀滅不來梅這件事算在他們的頭上。


[189]
 　穆拉托裡本著愛護鄉土的心情，才會關懷摩德納將要遭遇的危險和它的對策。市民懇求他們的保護人聖吉米尼阿努斯出面說項，讓他們逃過鞭子和狂犬病的災難。主教興建城牆保護公眾的安全，夜間崗哨的歌聲不僅詞句文雅還可發揮很大的功用。意大利的編年史家精確追蹤他們入侵的路線。


[190]
 　匈牙利和俄羅斯的編年史都假定他們對君士坦丁堡的包圍、攻擊或侮辱的行動，拜占庭的歷史學家幾乎也都認定這些事實。雖然這涉及民族的榮譽，但富有批評精神的歷史學家，甚至就是貝拉的秘書，都拒絕接受這種說法，認為疑點甚多。這種懷疑主義的觀點很有價值，他們不可能平心靜氣抄襲或是相信鄉野的傳說，但是卡托納對於勒特普朗德提供的證據非常重視。


[191]
 　[譯注]參閱荷馬的《伊利亞特》第16章，赫克托耳為了奪回御者刻勃列那斯的屍體，與帕特洛克羅斯激戰不已。


[192]
 　卡托納對這件事進行廣泛和深入的討論，勒特普朗德就事件的廣泛影響提出最好的證據，威提契德進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富於批評精神的歷史學家，甚至對於一名武士的號角都不會忽略，據說這件東西保管在傑茲貝陵。


[193]
 　查理曼下令將日耳曼的一所宮殿連帶神聖的主題全都畫出來，穆拉托裡認為確有其事。我們直到最近的時代才對古物提出要求，可以避免無知和早期的缺失。


[194]
 　我們可以區別這些殖民地：其一，科扎爾斯人或卡巴裡人在匈牙利人進軍時加入他們的陣營；其二，匈牙利人在當地發現賈齊格人、摩拉維亞人和西庫爾人，其中的西庫爾人可能是匈奴人阿提拉的殘部，受到信賴去防守國界；其三，俄羅斯人就像在法蘭西的瑞士人一樣，成為皇家腳夫的泛稱；其四，保加利亞人的酋長受到邀請。在這種狀況下，難道會有任何斯拉夫尼亞人接受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五，佩切涅格人和庫曼人是帕特齊納克特人、烏齊人、科扎爾斯人混雜起來的群眾，他們分佈在下多瑙河一帶，最後的殖民地有4萬庫曼人，在1239年為匈牙利國王接受並且皈依基督教，就是因為這個部落的歸順才獲得新的皇室稱號。


[195]
 　經由古老的特許狀可以證實蓋薩是忠誠的條頓人。卡托納運用一貫的勤奮精神，對這些殖民地進行公正的評估，意大利人朗扎努斯任意用誇張的言辭大加讚譽。


[196]
 　在希臘語中，對於這個民族稱呼有一種「獨特的形式」，成為毫無變化的單字，可以聯想到很多怪異的語源。我曾經精讀拜爾的《俄羅斯人源起》這篇論文，不僅興趣盎然而且受益良多，拜爾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日耳曼人，花費了一生的時間都為俄羅斯辛勤地服務。丹維爾的《早期俄羅斯帝國》是地理學的名著，可以提供所需的資料。


[197]
 　在《貝爾提尼尼法蘭克人編年史》可以查出整個的航程，時間是公元839年，留裡克在位之前22年。勒特普朗德在10世紀提到俄羅斯人和諾曼人，說他們同是北方的人種，有著紅潤的膚色。


[198]
 　我對這些編年史的瞭解是來自勒維克的《俄羅斯史》，在這些古老的編年史家中，尼斯特是最早也是最好的一位，他是基輔的僧侶，死於12世紀初葉，但是他的《年代記》久已湮沒無聞，直到公元1767年才在彼得堡出版。


[199]
 　拜爾在他的作品中將瓦蘭吉亞人寫成Varagis，這個名字是一種不同的拼法。


[200]
 　然而，就是遲至公元1018年，基輔和俄羅斯仍舊保持著防衛的力量。拜爾引用梅澤堡的迪什瑪所著的《年代記》，說是接受招募到外國去服役，這在日耳曼人而言是不尋常的事。


[201]
 　瓦蘭吉亞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狀況和歷史，迪康熱從最早的作者那兒搜集有關的資料，同樣可以參閱雷斯克對君士坦丁的《禮儀書》所做的註釋，撒克遜人格蘭馬提庫斯對他們講丹麥語一事非常肯定，但是科迪努斯說他們直到15世紀，還是繼續以英語為母語。


[202]
 　勒維克甚至在留裡克統治之前的時代，就使用極其傲慢的諺語：「誰能抗拒上帝和偉大的諾夫哥羅德？」在他的歷史記載過程之中，經常會對諾夫哥羅德這個共和國讚不絕口，直到公元1475年共和國才被俄羅斯帝國併吞。亞當·奧勒裡烏斯是觀察非常精確的旅行家，曾經敘述諾夫哥羅德的遺跡(1635A.D.)，以及荷爾斯泰因大使從海洋和陸地行進的路線。


[203]
 　根據不來梅的亞當有關的著作得知，古老的庫爾蘭沿著海岸向前延伸有8天的旅程。特托伯基庫斯提到，梅梅爾(1326A.D.)，正好位於俄羅斯、庫爾蘭和普魯士的邊界。


[204]
 　君士坦丁僅記下7處險灘，全都取了俄羅斯語或斯拉夫尼亞語的名字。博普朗是名法國工程師，測量第聶伯河或玻裡斯提尼斯河的水道和航運，根據他的記錄有13處險灘和瀑布，可惜我沒有地圖。


[205]
 　俄羅斯人經由第聶伯河或玻裡斯提尼斯河，可以到達黑保加利亞、沙扎裡亞和敘利亞。怎麼會到敘利亞，是不是我們把希臘的原文弄錯了？兩個名字看起來很相似，蘇安尼亞的位置適中，正好在沙扎裡亞和拉齊卡之間，直到11世紀還使用這個名字。


[206]
 　可以參閱博普蘭的《烏克蘭簡介》，他的描述非常生動，各種記錄都很精確，除了使用火器的情節以外，從現代的哥薩克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老的俄羅斯。


[207]
 　實在令人感到遺憾，拜爾只寫成《俄羅斯人對君士坦丁堡第一次遠征》這篇論文，他把《年代記》錯綜複雜的狀況整理清楚以後，把遠征的時間確定在公元864年或公元865年，勒維克的編年史在開始時發生的疑點和困難，在這個日期確定以後，應該都可以迎刃而解。


[208]
 　俄羅斯人皈依基督教，當佛提烏為此事寫出傳閱牧函時，看來這個奇跡還不夠成熟，所以他指責俄羅斯人是受到天譴的民族。


[209]
 　這座青銅雕像是取自安條克，有人認為是先知約書亞的像，也有人將之看成希臘神話的英雄人物珀勒洛豐，問題變得很複雜，後來被拉丁人熔毀。可以參閱尼西塔斯(1000—1080A.D.，拜占庭神秘主義者、神學家和辯論家)、科迪努斯以及匿名作者的《古代文物》一書，這位作者的生年大約是公元1100年。他們的證言全都相信流傳的預言，其餘人士的說法並不重要。


[210]
 　斯瓦托斯勞斯或稱斯維雅托斯拉夫或斯芬多斯拉布斯，勒維克從《俄羅斯年代記》摘錄他的平生事跡。


[211]
 　[譯按]前面提到他是留裡克幾位兒子的監護人。


[212]
 　《伊利亞特》第九卷描敘阿喀琉斯烹調食物，與俄羅斯國王很多細節部分都很類似，現代的史詩詩人如果運用這種寫作的方式和風格，不僅侮辱了他的作品，也使讀者作嘔。但是希臘的韻文講究音步的和諧，廢棄的語言很少讓人產生淺顯或通俗的感覺，即使有2700年的時空距離，我們對古代早期的生活方式仍然傾心不已。


[213]
 　佩裡斯拉巴這個字在斯拉夫尼亞語裡，是暗示一個很大或很出名的城市，從它位於海姆斯山和下多瑙河之間，好像就是指梅西亞諾波裡斯，起碼就位置來看很吻合。杜羅斯托拉斯或德裡斯特拉的情況大家都很清楚，這個地點非常突出。


[214]
 　希臘人的政治策略在《帝國的行政作為》頭七章已經有清楚的說明，特別是對帕特齊納克特人的運用和操控。


[215]
 　[譯注]卡米盧斯是公元前5—前4世紀的羅馬將領和政治家，曾經5次出任獨裁官，擊敗高盧人入侵，奠定向外擴張的基礎；馬略(157B.C.—86B.C.)，羅馬將領和軍事改革家，阻止辛布裡人和條頓人的大舉南下，拯救共和國於危亡之際。


[216]
 　輔祭利奧對於這次戰爭的記述，比起錫德雷努斯和佐納拉斯更為可靠而且非常詳盡。這些演說家將俄羅斯軍隊增多到30.8萬人和33萬人，當時人士提出並不過分而又一致的報告。


[217]
 　博學的編輯竟將保加利亞人的「作戰吶喊」誤為「俄羅斯民族」的。見識卓越的教長不應拿這種差錯當作借口，指責斯拉夫尼亞人是偶像崇拜者。俄羅斯人既不是希臘人也不是無神論者。


[218]
 　可以參閱君士坦丁七世的《禮儀書》。希臘人對蠻族的酋長，非常怪異地借用雅典官吏的頭銜，加上一個陰性的字尾，聽在德謨斯提尼的耳裡一定大為驚奇。


[219]
 　赫伯斯坦提到赫爾松這座城市，是沃洛多米爾受洗和結婚的地方，無論是傳統的慶祝還是城市的大門，仍舊保存在諾夫哥羅德。然而一位細心的旅客認為這個青銅城門是從日耳曼的馬格德堡運過來的，特別舉出一個銘刻作為證據。現代讀者切勿將陶裡克或克里米亞半島的古老赫爾松與同名的新城市混淆在一起，這座新城建立在玻裡斯提尼斯河口，後來以俄羅斯女皇和西部皇帝在此地舉行會議而知名於世。


[220]
 　在公元1000年時，聖斯蒂芬的使臣從教皇西爾維斯特手裡接受匈牙利國王的頭銜，還有希臘工匠精製的皇冠。皇帝原本是為波蘭公爵而設計，但是波蘭人自認過於野蠻，還不夠資格接受天使或使徒的皇冠。


[221]
 　俄羅斯大君在公元1156年從基輔遷移，基輔是在公元1240年被韃靼人摧毀，莫斯科成為帝國的政治中樞是在14世紀。


[222]
 　聖斯蒂芬的使臣尊稱教皇是「王權授予者」，並且自認是「盡責從命者」，表現出極為崇敬的態度。格列高利七世對這些用語的解釋，更是無比嚴格和傲慢。匈牙利的正統教徒處於教皇的神聖不可侵犯和王權的獨立自主之間，備受煎熬。


[223]
 　有關公元9世紀和10世紀意大利的歷史，我參考西戈裡烏斯的《意大利的王權時代》第5—7卷；巴羅尼烏斯的《編年史》以及帕吉的評論；穆拉托裡的《意大利編年史》第7卷和第8卷；還有聖馬克的《年代記摘要》，這本著作的名稱不起眼，倒是費盡心血搜集了很多真實的史料。有些讀者習慣我的寫作風格，應該會相信我已經盡量追溯歷史的源頭，而且還是不斷翻閱原文，除這些外還有穆拉托裡編輯的大作《意大利歷史學家總集》最前面的幾卷。


[224]
 　卡米洛·佩利格裡諾是17世紀一位學識淵博的卡普阿人，他的兩卷歷史著作對貝內文圖姆公國的歷史有詳盡的說明，這部作品也包含在穆拉托裡編輯的文集中。


[225]
 　[譯注]公元前216年8月2日，漢尼拔與羅馬執政官保盧斯和瓦羅在坎尼決戰，迦太基的兵力約4萬人，羅馬有4個雙倍兵團約5萬人，漢尼拔用後退包圍戰術，羅馬軍除騎兵逃出370人外，其餘全部被殲。


[226]
 　皇帝劉易斯二世寫給巴西爾皇帝的信函，是那個時代最引人注意的文件，巴羅尼烏斯最早將它出版，來自埃爾切伯特或者薩勒諾一位匿名歷史學家所擁有的梵蒂岡抄本。


[227]
 　尼西弗魯斯說道：「你的主人要援助和保護卡普阿和貝內文托。」這裡並沒有提到薩勒諾。朝代正好在這個時候更替，卡米洛·佩利格裡諾很正確地判斷，不具名的年代記風格有所改變。勒特普朗德認為就歷史和語言的原因來說非常合理，並且斷言拉丁人對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裡亞有要求的權利。


[228]
 　巴羅尼烏斯從埃爾切伯特的手稿得知這個故事，埃爾切伯特在這件事發生的15年後死於卡普阿。但紅衣主教被一個不實的標題所欺騙，我們只能引用薩勒諾匿名的編年史，寫成於10世紀的末葉，刊印在穆拉托裡所編文集的第二卷，可以參閱卡米洛·佩利格裡諾的有關論文。


[229]
 　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是這個事件最早的作者，他的說法是發生在巴西爾一世和劉易斯二世統治的時代，然而希臘人佔領貝內文圖姆是在公元891年，這時兩位君王已經去世。


[230]
 　輔祭保羅在公元663年敘述情節大同小異的悲劇，同樣在貝內文圖姆這個城市裡，但是角色不一樣，由希臘人犯下殺人的罪行，拜占庭的編者則是將故事套用在薩拉森人身上。在日耳曼最近發生的戰爭，達沙斯是奧弗涅步兵團的法國軍官，據說是在同樣的狀況下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他的行為更富於英雄氣概，因為俘虜他的敵軍只要求他保持沉默而已。


[231]
 　勒特普朗德把狄奧巴爾德稱為希羅斯，從公元926到公元935年其實是斯波萊托的公爵和卡梅利諾的侯爵。法蘭西皇帝將侯爵(擔任行軍或邊區的指揮官)的頭銜和職位傳入意大利。


[232]
 　諾曼人最早在意大利所建立的豐功偉業，穆拉托裡獲得的資料編在全集第五卷中，在閱讀這些文集以後，更能突顯威廉·阿普盧斯的詩和加弗裡杜斯·馬拉特拉的歷史著作有更高的價值。這兩位都是法蘭西人，帶著自由的精神，在頭幾位征服者的時代(在公元1100年之前)寫出當地發生的事件。根本不需要簡敘意大利的歷史，包括這些編輯和學者的作品，像西戈尼烏斯、巴羅尼烏斯、帕吉、詹農、穆拉托裡和聖馬克，就我來說也只是用來參考而已，絕對不會去模仿和抄襲。


[233]
 　一些最早皈依基督教的人士會受洗10到12次之多，為的是要得到典禮中發給的白色衣袍。在羅洛的葬禮中，為使他的靈魂得到安息，在送給修道院的禮物當中，包括100名作為犧牲的俘虜。過了一兩代以後，整個民族變得更為純潔和正常。


[234]
 　在公元940年時，在魯昂、宮廷和首都都已經遺忘丹麥語，巴約的諾曼人在海岸地區仍舊使用。征服者威廉(1035A.D.)喜愛講本國話和土語，塞爾登舉例說明，甚至對古代文物學家和律師而言，都顯得古老晦澀。


[235]
 　可以參閱萊安德洛·阿爾貝蒂和巴羅尼烏斯的著作，要是大天使繼承古代預言家卡爾卡斯的廟宇、神諭甚至地下的洞穴，那麼正統基督徒的迷信，就文雅的程度來說要超過希臘人。


[236]
 　我只能依據詹農的註釋，無法證實原文的來處。阿普利亞人曾經讚譽威廉的英勇氣概、待人和善以及積極進取，當他在世的時候，他們就宣稱沒有一位詩人能勝過他的德行。諾曼人對他的行為感到惋惜。


[237]
 　挪威水手的後代更喜愛狩獵和放鷹，不過他們可能從挪威和冰島輸入各種最好的獵鷹。


[238]
 　我們可以拿這種描述與馬姆斯伯裡的威廉做比較，他像精通哲理的歷史學家，對於撒克遜人和諾曼人的優劣得失能夠明察秋毫。他們的征服行動使得英格蘭坐收漁人之利。


[239]
 　匿名的《巴裡年代記》提及阿吉魯斯接到皇家的信函，穆拉托裡在他的《編年史》裡，將Sevestatus很正確地解讀為皇帝或奧古斯都的頭銜。他在《古代文物》一書中，受到迪康熱的指導，把這個官職算為內衛軍的軍官或是御用衣物的總管。


[240]
 　聖利奧九世的傳記沾染那個時代的情操和偏見，這本書的作者是威伯特，1615年用8開本在巴黎刊行，後來與博蘭德會信徒、馬比榮(1632—1707A.D.，教會學者、古物學家和歷史學家)以及穆拉托裡的作品，一起編成文集。聖馬克對這位教皇無論公私方面的史料，不斷加以整理和著述。


[241]
 　聖馬克寫出一些帶有尊敬意味的譴責或埋怨，彼得·達米阿努斯是那個時代的神諭代言人，拒絕承認教皇有從事戰爭的權力，這位隱士受到紅衣主教的責難，巴羅尼烏斯最辛苦的工作，是要盡力去維護聖彼得的兩把寶劍。


[242]
 　詹農身為律師和古文物學家，用巧妙的手法討論教皇敘任式的起源和性質，他費盡力氣想要調停愛國人士和正統教徒的責任，一切還是徒然，說明真相雖然誠實但是非常危險，會使到手的權力日益萎縮。


[243]
 　諾曼人的作者和編輯精通他們自己的語文，卡利杜斯是一個很狡猾的人，他對吉斯卡爾或威斯卡兩個名字加以說明，威斯卡的字根wise聽起來不陌生，吉斯卡爾和古老的單字wiseacre非常相似，我可以感覺到這兩個名字具有的特性和語尾，這對羅伯特的稱呼是個很不壞的闡釋。


[244]
 　羅伯特·吉斯卡爾獲得公爵的頭銜，是非常微妙且不為人知的過程。我帶著詹農、穆拉托裡和聖馬克充滿善意的勸告，只得盡力完成前後連貫能夠自圓其說的敘述。


[245]
 　[譯注]阿維森納(980—1037A.D.)是阿拉伯世界最偉大的醫生，也是詩人、哲學家和科學家，兩部主要的作品為《論治療法》和《醫學準則》。


[246]
 　[譯注]荷馬的《奧德賽》中特別提到斯庫拉海怪和卡律布狄斯大漩渦，應該在隔開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墨西拿海峽附近。


[247]
 　我從馬拉特拉得知一些奇特的狀況，像阿拉伯人把駱駝和信鴿的使用傳入西西里；還有就是被狼蛛咬到以後會激起緊張的情緒，說起來實在荒謬，有人被咬以後，出現的徵候會讓整個諾曼軍隊都感到，他們現在住在靠近巴勒摩的營地。我要補充一個語意學的問題，在11世紀倒是有些價值，墨西拿(Messana)這個稱呼來自Messis，原意為「收穫」，意思是這個港口要把整個島嶼的收成，當作貢金運到羅馬。


[248]
 　5個女兒中的一個嫁給阿佐，亦稱阿克索的兒子休，阿佐是倫巴第的侯爵，有錢有勢而且家世高貴。萊布尼茨和穆拉托裡對於這個公元9到11世紀的家族，用公正的態度花費了很大的力氣進行研究和探討，知道阿克索侯爵2個年長的兒子，建立了埃斯特和不倫瑞克這2個極為顯赫的世系。


[249]
 　耶路撒冷朝聖行程上註明這段距離是1000斯塔迪亞，或是100英里，相當可靠也很合理。根據斯特拉博和普林尼最早的資料，這個距離還要加倍，倒是令人感到奇怪。


[250]
 　普林尼算出這趟短程的航行大約是50千步，也就是從奧特朗托到瓦洛納或奧隆的實際距離。赫摩勞斯·巴巴魯斯認為應該是100千步，每個威尼斯領航員只要從海灣進出，對於這個說法都會加以修正。


[251]
 　穆拉托裡特別提到，有些作者的記載是希臘大軍有17萬人，按照西方的寫法是170千人，但是馬拉特拉發生一點疏失，把那個「onehundred」漏掉，計算的結果只有7萬人。


[252]
 　可以參閱愷撒在《內戰記》中對這次戰役簡明而權威的記述。真遺憾昆塔斯·伊西利烏斯沒有能活到分析這次作戰行動，他過去對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戰役都有獨到的見解。


[253]
 　[編者注]帕拉斯是希臘女神雅典娜的另一名稱。


[254]
 　盧普斯·普羅托斯帕塔說是6000人，阿普利亞的威廉認為是5000多一點，他們的謙虛讓人感到奇怪和欽佩。要是誇口說殺了兩三萬的分裂分子和異教徒，也不是很困難的事。


[255]
 　羅馬人將不吉利的名字由伊庇-達努斯改為狄拉奇烏姆，一般人誤以為是杜拉休姆，這兩個名字很相像，要辨認清楚很不容易。他們說羅伯特有一個名字叫作杜蘭德，durand照拉丁文的意義是「刻薄寡恩的人」，真是太蠢了。


[256]
 　這個比喻與荷馬的原意有點出入，安娜·科穆寧娜的想法是把征服者看成害蟲，不僅表示輕視而且會帶來災難。她這種看法值得嘉許，可惜很難獲得人們的認同，無論這些人是否有見識。


[257]
 　他們把妨礙武士下馬步行的裝具，依據希臘原文誤譯為馬刺。根據迪康熱的解釋，這種流行的裝飾物非常荒謬而且極為不便，使用的時期從11世紀至15世紀，整個形狀像一個蠍子，突出的尖端長達2英尺，用銀鏈綁在膝蓋上面。


[258]
 　格列高利七世所有的傳記，都像神怪小說，要不就是充滿謾罵之詞，他那不可思議和帶著奇跡的行事方式，同樣會使現代讀者覺得難以置信。通常在勒克拉克描述他的作品裡，還可以獲得一點教益，至於貝爾寫到他的部分全是消遣之作。這位教皇毫無疑問是個大人物，要是教會處於更為有利的時代，他的成就可以與阿塔納修斯相媲美。我願多說幾句話，這本歷史著作中對於阿塔納修斯的描述(參閱第二十一章)，我十分滿意。


[259]
 　安娜帶著希臘宗教分裂者的積怨，把格列高利七世罵得狗血淋頭，就教皇或是教士來說，應該受到別人的唾棄；還指控他鞭笞亨利的大使，把大使的頭髮和鬍鬚全部剃光，最後還要施以閹割。但是這種暴行很不可能，實在令人感到懷疑。


[260]
 　馬拉特拉的敘述不僅真實可信、情節生動而且立場公正。阿普利亞人控制災禍，盡量減少損害，但是有些偏袒的年代記還是再度誇大破壞的狀況。


[261]
 　教皇承諾或將王權賜予羅伯特，阿普利亞人肯定確有其事。我一直沒有弄清楚，開創新局面可以擴大使徒權力所及的範圍，為什麼格雷策爾和教皇的擁護者會表露出不豫之色。


[262]
 　荷馬在《伊利亞特》提到想像中的蜂群用來表示烏合之眾。至於說到這種昆蟲的分工合作和勤奮努力，還是後來的時代才產生的概念。


[263]
 　布倫迪西烏姆有內外兩個港口，所以受到大家的讚譽。外港是海灣所形成，受到一個島嶼的掩護，港區的範圍逐漸縮小，一條窄隘的水道通向內港，內港從兩面環抱著城市。愷撒的破壞和自然的淤塞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對抗這樣的力量，那不勒斯政府的努力如何發生作用？


[264]
 　阿普利亞的威廉只描繪了諾曼人的勝利，而忽略了前兩次的敗北，安娜·科穆寧娜都記得清清楚楚。她對這部分的著述，杜撰或是誇大第四次的作戰行動，威尼斯人不但報仇雪恥，還獲得豐碩的報酬。然而威尼斯人實際的表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因為在自己家門口失利，元首受到罷黜的處分。


[265]
 　[譯注]塞法羅尼亞島是巴爾幹半島西側最大的島嶼，可以掩護伊庇魯斯和馬其頓，更是控制進出亞得裡亞海的門戶，一直為威尼斯所據有。


[266]
 　阿普利亞的威廉、傑福瑞·馬拉特拉和薩勒諾的羅蒙德，都是值得信賴的作者，對於我們的同胞馬姆斯伯裡的威廉，以及霍維登的羅傑言之鑿鑿的罪行，他們竟然毫無所悉。尤其後者提到阿歷克塞娶那個女性同謀為妻，為她加冕為後，最後將她活活燒死。這位英國歷史學家實在是盲從無知，把羅伯特·吉斯卡爾或威斯卡當成亨利一世的武士，豈不知亨利在阿普利亞公爵去世15年後，才登上寶座成為國王。


[267]
 　心情愉悅的安娜·科穆寧娜將花朵散佈在一個仇敵的墳墓上。征服者威廉的尊敬和羨慕是吉斯卡爾獲得的最高讚譽，這時威廉已經成為家族的統治者。


[268]
 　然而賀拉斯對韋諾薩很少產生緬懷之情，他幼年時就被帶到羅馬。他一再提到阿普利亞和盧坎尼亞可疑的邊界，這種行為配不上他的年齡和才華。


[269]
 　關於羅傑的統治和西西里的諾曼國王，詹農在《民法摘要》這部作品中整整寫滿四本書，也記載在穆拉托裡的《意大利編年史》第9和第10卷。我在《意大利百科百書》裡發現一本很適用的摘錄，卡佩塞拉特羅是一位現代的那不勒斯人，他的作品有兩卷，全是自己國家的歷史，時間從羅傑一世到腓特烈二世。


[270]
 　依據菲利斯圖斯和狄奧多魯斯(公元前1世紀，希臘歷史學家)的說法，敘拉古的暴君狄奧尼西烏斯維持的常備軍，是騎兵1萬人、步兵10萬人和戰船400艘。可以比較休謨(1711—1776A.D.，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不可知論理論家)和他的對手華萊士的觀點，阿格裡真特姆的廢墟是每一位旅行家的目標，包括多德韋爾、雷德塞爾和斯溫伯恩在內。


[271]
 　一位當時的歷史學家從羅傑的正式記錄(1127—1135A.D.)之中，發現他的頭銜完全是基於功勳和權力，能夠獲得這些男爵的同意，也得到西西里和巴勒莫古老皇族的認同，但是沒有提到教皇阿納克勒圖斯。


[272]
 　這9位是法蘭西、英格蘭、蘇格蘭、卡斯蒂利亞、阿拉貢、那瓦爾、瑞典、丹麥和匈牙利的國王。最前面3位比查理曼更為古老，其次3位靠著武力建國，最後3位通過受洗建國。其中只有匈牙利國王的權力來自教皇的皇冠，這可以說是榮譽，也可以說地位受到藐視。


[273]
 　法澤盧斯和一大群西西里人認為，加冕典禮舉行的時間更早也更獨立(公元1130年5月1日)，詹農對這件事抱著不以為然的否認態度。當時人士保持沉默證明這是杜撰的傳聞，就是墨西拿一份偽造的特許證也不能說是確有其事。


[274]
 　羅傑收買洛泰爾軍隊的二號人物，他就大喊大叫著要撤退。根據辛納穆斯的說法，是日耳曼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號角。他自己才是真正無知!


[275]
 　羅傑有一塊讓他感到驕傲的碑銘，表示出基督徒和伊斯蘭教的臣民對諾曼征服者有不同的看法和差別的待遇。


[276]
 　雨果·法爾坎杜斯把喪失阿非利加歸咎於水師提督馬約的疏忽或背叛。


[277]
 　拉丁人奧托證實這個印璽出於偽造，希臘人辛納穆斯強調這是康拉德和腓特烈答應歸還之物。只要希臘人說這件事是欺騙行為時，通常都可以相信這件事沒有問題。


[278]
 　穆拉托裡提到安科納的兩次圍攻，第一次在公元1167年抗拒腓特烈一世親自率領的大軍；第二次在公元1173年，對手是腓特烈的部將，這個人是門茲的總主教，卑劣的品德玷污了他的名聲和職位。我們獲得了敘述第二次圍攻最原始的記載，穆拉托裡將其放在他編纂的全集中出版。


[279]
 　我們從未具名的《福薩·諾瓦年代記》中，得知這些傳聞軼事，穆拉托裡出版了這部年代記。


[280]
 　辛納穆斯的說法表現出雙重的意義，拉丁人喜歡旗幟而希臘人愛好畫像。


[281]
 　辛納穆斯在第六卷中敘述威尼斯的戰爭，尼西塔斯不認為會有任何驚人之舉值得特別重視。意大利人記載的經過情形，無法滿足我們的好奇，編年史家穆拉托裡報道了公元1171年等的狀況。


[282]
 　薩勒諾的羅蒙德提及這次的勝利。辛納繆斯對西西里國王的讚譽之詞，比起法坎杜斯更為動人而冗長，真是令人感到百思不解!拉丁歷史學家討厭「壞蛋」威廉，但是希臘人樂於大事報道一番。


[283]
 　由於辛納穆斯的疏失，現在我們只能相信尼西塔斯，他成為當代受到尊敬的人物。他活的時間比皇帝和帝國更為長久，使他不必說奉承話，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失陷使他極為痛苦，對於拉丁人懷有很大的成見。我對他高深的學問表示推崇之意，特別提到荷馬作品最出色的註釋家優斯塔修斯是帖撒洛尼卡的總主教，面臨危難的時候拒絕拋棄他的信徒。


[284]
 　工作勤奮的本篤會教士認為，法坎杜斯的真名是福坎杜斯或福柯。要是根據他們的說法，福柯生下來是法國人，最後做到聖丹尼斯修道院的院長，他追隨他的保護人斯蒂芬·佩爾基前往西西里，佩爾基是威廉二世母親的叔父、巴勒莫的總主教，也是王國的首席顧問。然而法坎杜斯具備西西里人的感情，他的頭銜是「阿盧努斯」(畢生奉獻之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出生於這個島上，至少是在這裡接受教育。


[285]
 　一個英國人即霍維登的羅傑提出證言，就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對這段歷史保持沉默而言，證言並沒有多大的份量。教士和朝聖者從羅馬返鄉以後，對於全能聖父的各種故事，抱著得意揚揚的神情到處傳佈。


[286]
 　我很感激德貝洛描述他的風範德行和他的歷史。在《印度斯坦史》的頭兩卷中，德貝洛把自己稱為波斯人弗裡什塔的譯者，但是從流利的文本看來，很不容易分辨是譯本還是原作。


[287]
 　薩曼王朝(公元874—999年)延續了125年，歷經10位君主。從德基尼的年表中，可以知道繼承和絕滅的狀況。接續者是伽色尼王朝(公元999—1183年)，國土的瓜分和割裂經常會使王朝傳遞的時間和地點產生極大的變動。


[288]
 　「蘇丹」這個名詞是巴格達哈里發派遣的使臣，運用阿拉伯語或是迦勒底語來表示「主上」或「主子」之意。等到這個稱呼從伽色尼王朝傳入塞爾柱王朝以後，把亞洲和埃及的埃米爾包括在內，經常使用於拉丁語和希臘語之中。迪康熱花了很多心血，發現古老的波斯王國就有「蘇丹」這個頭銜，但是他提出的證據很模糊。要說這是一個正式的名字，用在君士坦丁的軍區，那是佐納拉斯一廂情願的看法。有一個凱·柯斯羅的獎章，不是公元6世紀的薩珊王朝所頒發，而是13世紀位於伊康的塞爾柱王朝所頒發。


[289]
 　弗裡什塔在他的作品裡提到印度軍隊有「大炮」，但是這麼早的時期就有火炮讓我很難相信，先要詳細查閱記載的原文，然後鑒定弗裡什塔在這方面的權威地位。他是上個世紀的人物，生長在莫臥爾王朝的宮廷。


[290]
 　基諾吉又稱康諾吉，詳細的位置是北緯27度3分，東經80度13分，倫內爾少校提供當地的資料，修正丹維爾的地圖。據稱這個城市有300個珠寶商、3萬家店舖和6萬名樂師。


[291]
 　弗裡什塔把葡萄牙人說成是歐洲的偶像崇拜者，可以參考阿布爾菲達的作品和倫內爾的印度斯坦地圖。


[292]
 　然而這些信函、箴言等，很少能夠說出真心話，難以表達公眾行為的動機。


[293]
 　舉例來說，像450個密什卡或6磅3盎司的紅寶石。然而塔韋尼爾提到德裡的皇家金庫，最大者的重量僅有17個密什卡。這倒是沒有錯，東方人將有顏色的寶石都稱為紅寶石。


[294]
 　德貝洛所說的岑德坎就是道在他的遊記中提到的丁達卡，也可能是阿布爾菲達記載的丹頓肯。這是呼羅珊行省的一個小市鎮，離馬魯是兩天的行程，以棉花的種植和加工聞名於東方。


[295]
 　拜占庭歷史學家對這次變革的詳情，無論是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人物的名字和稱呼，還是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全都混淆不清。由於這些希臘人的無知和錯誤(我不會一一細數)，可能使我們對基亞克薩裡斯和居魯士的事跡都抱著懷疑的態度，因為可能是他們的祖先誇大其詞。


[296]
 　提爾的威廉在著作裡提到，用箭來占卜在東方不僅眾所周知而且歷史悠久。


[297]
 　然而等到他的後裔開始發達以後，塞爾柱成為圖朗皇帝偉大的阿法拉斯亞第34代直系子孫。成吉思汗家族的韃靼譜系，則用奉承和神話賦予其一個不同身份的角色。歷史學家密孔德認為塞爾柱王朝源於阿蘭卡娃，她是一個生子的處女。如果他們跟阿布加齊·巴哈杜爾汗王的史官說法完全一致，我們可以引用一位韃靼君王作為最具份量的證據，也會對他們有利，這位君王是成吉思汗、阿蘭卡娃(或稱阿蘭庫)和奧古茲汗王的後裔子孫。


[298]
 　希臘人有一點訛誤，把托格魯爾·貝格的名字寫成坦洛利·佩克斯。德貝洛和德基尼用信實的筆調，展示他的統治狀況和人品個性。


[299]
 　錫德雷努斯等人熟知東方的事務，說是他們通常將使臣看成行政官員，具有教長或元老的身份，是哈里發的副手和繼承人。


[300]
 　為了區別「土耳其人」和「土庫曼人」這兩個詞的用法，我從提爾的威廉那兒學到的方法比較通用而且方便，那就是說這兩個名字完全相同，即使增加man這個字尾也沒有多大差異，它們同時傳入波斯語和條頓語的用語之中。少數學者採納維爾提的語源學原則，把土庫曼人說成圖科曼尼人，源於圖西人和科曼尼人的混合民族。


[301]
 　我要感激德基尼讓我知道這種奇特的慶祝方式，這個博學的作者則要感謝邦達裡的意見。邦達裡用阿拉伯文寫出塞爾柱王朝的歷史，我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


[302]
 　要是希臘人知道格魯吉亞人，我認為可能是來自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書，在第四卷提到務農的西徐亞人。卡帕多細亞的聖喬治被拉丁人和東方人很虔誠地借用，顯然是在十字軍東征以後的事。


[303]
 　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都斯曾經提過馬拉茲克德，11世紀拜占庭使用曼澤克特這個名字，有時會與狄奧多西波裡斯發生混淆，但是德利爾在他的註釋和地圖上，參考有關的資料，指出正確的位置；阿布菲爾達描述馬拉茲克德是個小市鎮，用黑色的石頭修建房舍，能夠供應水源，但是沒有生長樹木。


[304]
 　斯特裡特所談到的烏齊人就是東方人眼裡的戈茲人，他們出現在多瑙河和伏爾加河，定居在亞美尼亞、敘利亞和呼羅珊，這個名字好像延伸到整個土庫曼種族。


[305]
 　馬拉特拉為了與西西里的諾曼征服者烏澤利烏斯有所區別，所以特別給烏澤爾加上巴利奧爾的字眼。我們的歷史學家描述這位巴利奧爾人從諾曼底跑到達勒斯，在蒂斯河畔建造一座伯納德式的城堡，娶一位蘇格蘭的女繼承人為妻。迪康熱對巴約勒校長表示敬意，特別緻力於這個題材的寫作，巴約勒的父親在這裡將武士的兵器換成學者的長袍。


[306]
 　伊瑪辛指出4萬人這個可能的兵力數量，阿布·法拉吉烏斯減為1.5萬人，德比洛認為是1.2萬騎兵。但是伊瑪辛把皇帝的兵力算成30萬人，阿布·法拉吉烏斯也支持這種說法。希臘人對於兵力數量的任何解釋都抱著迴避的態度。


[307]
 　拜占庭的作者對於蘇丹的親臨戰場，沒有說得這麼明確，只是提到他將部隊交給一名宦官指揮，自己退到一段距離以外等。這是希臘人的無知、嫉妒還是真有其事？


[308]
 　安德洛尼庫斯是約翰·杜卡斯的兒子、皇帝君士坦丁十世的兄弟，尼西弗魯斯·布裡恩尼烏斯讚譽他的德行，為他的過失開脫。然而他對羅馬努斯一直保有敵意，西裡澤很明確地指出他犯下叛國的重罪。


[309]
 　東部的人士證實這筆贖款和貢金的數目相當合理，其餘的希臘人都不置一詞。唯有尼西弗魯斯·布裡恩尼烏斯敢肯定地表示，皇帝寧可一死也不會簽訂羞辱的條約。


[310]
 　有位聲望很高的學者(已故的約翰遜博士)用嚴厲的態度詳細查閱波普的墓誌銘，所以對於這段立意崇高的墓誌銘可能會挑剔「前往邁魯」這句話，因為讀者在念到這段銘文時，應該已身在邁魯。(譯按：因薩珊王朝最後一位君主耶茲傑德死於此地而得名，雖然前後兩個名字的音有點差別，但都是在同一綠洲，可以參閱第五十一章第三節。)


[311]
 　這位權勢不如馬立克的君主是克德(Kheder)汗王，他的座位旁邊放著4個袋子，他傾聽詩歌朗誦時，就會將成捧的金銀拋給參加的詩人。這些狀況可能是實情，但是我不明白在馬立克沙王的時代，克德汗王怎麼能夠統治兩河之間的地區，也不可能擺出更大的權勢和排場。我懷疑他真正統治的時代，是在11世紀的初期而非末葉。


[312]
 　格拉勒安紀元(來自格拉勒丁Gellaleddin，意為信仰的榮譽，是馬立克沙王的名字或頭銜之一)的開始日期是公元1079年或伊斯蘭教紀元471年3月15日，海德博士從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獲得最原始的證詞。


[313]
 　在馬立克沙王統治的末期(1092A.D.)，安娜·科穆寧娜只有9歲，當她提到他被暗殺時，沒分清楚蘇丹和首相。


[314]
 　世人對這個地方根本一無所知，勤奮的德基尼只有從《東方圖書書目》中，抄錄或列舉克爾曼的塞爾柱王朝有關的史實。這個王朝在12世紀末葉遭到毀滅的命運。


[315]
 　塔韋尼爾可能是唯一遊歷過克爾曼的旅行家，他所描述的首都如同一個面積廣大的村莊，已經成為殘破的廢墟，離伊斯法罕及奧木茲分別是25天和27天的行程，這是一個肥沃的國度。


[316]
 　非常明顯是出於安娜·科穆寧娜的說法，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人都服從偉大蘇丹的印信和使者，索利曼的兩個兒子都在他的宮廷當人質。


[317]
 　這段文字是佩特·克洛引用一位波斯詩人的詩句。


[318]
 　要說阿歷克塞寫信給法蘭德斯伯爵，未免太貶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然而這件事被迪康熱證實，當代的歷史學家吉伯特院長將這封信意譯出來。希臘原文沒有存世，吉伯特可能就是唯一的譯者和抄寫員，真是把特權發揮到最大的限度。


[319]
 　從赫拉克利烏斯到十字軍東征的歷史，最佳資料來源來自兩位作者為數眾多的作品之中，內容豐富而且取材極為嚴謹，這兩位作者就是提爾的威廉總主教和學識淵博的德基尼。


[320]
 　哈里發同意給予阿爾馬菲有關通商的特權。威尼斯對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貿易不可能獲得如此古老的資格，除非我們採用一位法國人可笑而荒謬的譯文，他把賽車場的兩個黨派弄錯，誤以為是威尼斯人和巴黎人。


[321]
 　耶路撒冷有一部阿拉伯文年代記，證實哈里發和歷史學家都不相信這種事，然而康塔庫澤尼敢於訴諸伊斯蘭教徒，說他們相信這種永恆的奇跡。


[322]
 　馬姆斯伯裡的威廉引用一位伯納德僧侶的朝聖行程，他在公元870年訪問耶路撒冷時成為目擊證人，在一位更年長的朝聖客身上肯定也出現了奇跡。莫斯海姆認為是法蘭克人捏造出的，是在查理曼逝世後沒多久的事。


[323]
 　東部的人士承認有這些欺騙行為，就把宣傳需要和教化作用當成狡辯的借口。但是我不會跟隨莫斯海姆去說明這種行騙的方式，我們的旅行家在那不勒斯就想解釋聖詹納裡烏斯的寶血卻沒有成功。


[324]
 　德魯斯人所信奉的宗教用無知和偽善作為幌子，神秘的教義只限於這些選民，他們宣佈要過沉思和無為的生活。世俗的德魯斯人表現出冷漠的態度，對於他們的鄰人伊斯蘭信徒和基督徒，偶爾會順應這些宗教的禮拜方式。關於這個宗教我們所知甚少，或許不值得知道。參見尼布爾辛勤的研究，以及沃爾尼的旅行記錄第二卷，本書新近出版，具有教育意義。


[325]
 　因古法斯、馬裡阿努斯和蘭伯特斯有關這方面的敘述，大部分都由巴羅尼烏斯譯出。


[326]
 　這個時期是從阿特西茲的遠征(伊斯蘭教紀元469年或公元1076年)到奧爾托克家族被驅離(公元1096年)，然而提爾的威廉肯定地表示，耶路撒冷落在土耳其人的手裡有38年之久。帕吉引用一部阿拉伯文年代記，認為在伊斯蘭教紀元463年或公元1070年時，這座城市為一位卡裡斯姆將領所攻佔，他聽命於巴格達的哈里發。這個過早的年代不符合亞洲歷史的記載，我很確定遲至公元1064年，巴格達的統治仍舊在巴勒斯坦佔有優勢。


[327]
 　威勒姆用盡力氣來誇大基督徒的悲慘狀況，土耳其人從每個朝聖客強征一個奧瑞金幣的通行費，法蘭克人的丁稅現在是14塊錢，歐洲並沒有人抱怨這些自願繳納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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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十字軍的起源及兵力 拉丁君王的出身背景 進軍君士坦丁堡 希臘皇帝阿歷克塞的政策 法蘭克人奪取尼斯、安條克和耶路撒冷 解救聖地 布永公爵戈弗雷在耶路撒冷即位為王 建立拉丁王國(1095—1369 A.D.)


 一、十字軍的起源與教皇烏爾班的宗教會議(1095A.D.)

土耳其人據有耶路撒冷以後過了20年，有位名叫彼得的隱士前來參拜聖墓。他是法國人，出生在皮卡第
[1]

 行省的亞眠，看到基督徒在朝聖期間受到欺侮和壓迫，極為氣惱，頓生同情之感，提到耶路撒冷教長的處境更不禁熱淚盈眶。他在熱誠探問之下，得知東部的希臘皇帝根本沒有將耶路撒冷放在心上，這樣一來要他們如何能有獲得拯救的希望。教長對君士坦丁的繼承人極為不滿，將他那敗德的惡行和虛弱的國勢全部揭露出來，隱士聽了以後高聲叫道：「我要喚醒歐洲的強國對你伸出援手。」果真如此，歐洲聽從了隱士的呼籲。甚為驚異的教長在他辭行時，交給他表示信任和申訴的書函，於是彼得在巴裡上岸以後，馬上趕去參見羅馬教皇。他的身材矮小而且容貌猥瑣，但是兩眼炯炯不可迫視，談吐有力，坦誠直爽，能打動對方的內心，讓對方樂意聽從他的教誨。他出生於上流社會的家庭(我們採用現代常見的用語)，過去在鄰近的布涅格伯爵麾下服行兵役，後來伯爵成為第一次十字軍的英雄人物。彼得很快拋棄軍旅生涯和紅塵世界，如果這個傳聞沒有錯，原因在於出身貴族的妻子既老又醜，使他毫無留戀之情，離開家庭進入修道院，最後自己找了一個隱居之地。苦修和孤獨的環境使他的身體憔悴，內心出現各種幻想，凡是所願都令他信以為真，凡是所信都會在夢中見到，甚至產生靈魂出竅的感覺。朝聖客從耶路撒冷返鄉，都會成為宗教狂熱的信徒，但是他的瘋狂已經超過那個時代常見的狀況。

教皇烏爾班二世
[2]

 把他當成先知，極力讚譽他的構想帶來光榮，答應召開大公會議給予最大的支持，鼓勵他到各處去宣揚「拯救聖地」的理想。教皇的批准激起他百折不回的勇氣，負起傳教士虔誠的使命，很快穿越法蘭西和意大利的行省。他的飲食簡單又有節制，冗長的祈禱充滿熱烈的情緒，接受佈施後，轉手分配給需要的人。他光著頭赤著腳，羸弱的軀體裹著一件粗布衣服，背負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展現耶穌受到磔刑的模樣。他騎著驢子的模樣在眾人看來，是如此的聖潔，可以服侍至高無上的神人。他在教堂、街巷和大道對無數的群眾宣講福音的道理。這位隱士無論是進入皇宮還是木屋，都抱著泰然自若的神情，召喚大家懺悔和從軍，人民全都熱烈響應。他描述巴勒斯坦的土著和香客遭受的痛苦，每個人都被激起惻隱之心。當他請求英勇的武士前去保護他們的教友和救世主時，每個人的心胸都燃起氣憤的怒火。他用姿態、眼淚和失聲的叫喊來彌補語言溝通的限制。他自認可以向基督和聖母訴求，能與天國的聖徒和天使談話，即使他欠缺理性又有什麼關係。就是雅典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對他的成功也只能甘拜下風。粗魯不堪的宗教狂熱分子已經被如願煽起高漲的情緒，基督教世界對教皇的會議和敕令失去等待的耐性。

個性豪邁的格列高利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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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歐洲用武裝來對付亞洲的權謀，他的信仰和抱負散發出熾熱的情感，這些在他的書信中表露無遺。從阿爾卑斯山兩側，5萬名正統教徒自願投效到聖彼得的旗幟之下，身為使徒的繼承人宣示自己的意圖，要親自率軍出陣攻打那群邪惡的穆罕默德信徒。執行這次神聖任務的榮譽或是羞辱，雖然在情理上不應歸於個人，但已經留給烏爾班二世來承擔，他是格列高利七世最受信任的門人。烏爾班二世著手進行對東方的征戰，這時他的對手是拉文納的吉爾伯特，後者據有羅馬大部分地區，正在加強各種守備工作，要與烏爾班爭奪教皇的頭銜和地位。烏爾班期望將西方的強權團結起來，在一個帝王與教會分道揚鑣、人民與國君離心離德的時代，他和前任教皇都用破門罪來威脅皇帝和法蘭西國王。

法蘭西的腓力一世過著淫亂的生活，他的婚姻是通姦的結果，受到各方的責難，使他極為憤怒，但他為了獲得宗教上的支持，只能盡量容忍。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維護敘任式的權力，那就是主教的任職要經過他的核定，用贈送指環和牧杖當成信物。但是皇帝在意大利的黨派，被諾曼人和瑪蒂爾達伯爵夫人的部隊所粉碎，他的兒子康拉德的叛變和妻子的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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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長期的爭執更為惡化。在君士坦斯和普拉森提亞的宗教會議上，他的妻子承認有多次賣淫的行為，因為他不尊重她的榮譽，也不在乎自己的顏面，她被迫從事這一切無恥的勾當。

烏爾班的壯舉如此深得民心，產生的影響如此巨大，他在普拉森提亞召開大公會議(公元1095年3月)，主要成員是來自意大利、法蘭西、勃艮第、士瓦本和巴伐利亞的200位主教，此外還有4000名教士和3萬名世俗人物參加這次會議，最大的主座教堂都無法容納這麼多人，7天的會議就在城市附近的平原上舉行。

希臘皇帝阿歷克塞·科穆尼努斯的使臣被介紹給與會者，特別在大會中陳述統治者面臨的困境，以及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險。勝利的土耳其人是基督徒的共同敵人，只隔著狹窄的海峽在虎視眈眈。使臣用懇切的言辭針對拉丁君王的自負極力奉承，同時訴諸策略和宗教的需要，提出勸告要在亞洲的邊界將蠻族擊退，否則就會與他們在歐洲的腹地遭遇。聽到東部教友這些悲慘和危險的情況，與會人員都禁不住流下淚來，滿腔熱血的戰士大聲宣佈他們已經完成出發的準備。希臘使臣在離開時，獲得保證會盡快派遣實力強大的援軍。解放耶路撒冷的計劃不僅龐大，而且路途遙遠，現在又將援救君士坦丁堡包括進去。審慎的烏爾班要留到下次宗教會議做出最後的決定，他提議同年秋天在法國某座城市舉行。短暫的延期可以擴散宗教狂熱的火焰，在一個由士兵組成的國家可以保持最大的成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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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僅以家族的名聲而自傲，而且激起更大的抱負要與英雄人物查理曼一比高下。在眾所周知的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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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奇故事中，查理曼完成了佔領聖地的偉大任務。基於親情或虛榮的不為人知的動機，烏爾班的選擇受到影響。他是法國人，是出身克呂尼的僧侶，在他的同胞中第一個登上聖彼得的寶座。教皇已炫耀過他的家庭和行省，現在處於這種顯赫的地位，還有什麼比起重訪年輕時代謙卑和勞累的場所，能使他感到更大的喜悅和滿足？

羅馬教皇在法蘭西的腹地搭建法庭，要當眾對他們的國王判處破門罪，這真是難得一見的奇觀。但只要獲得對11世紀的法蘭西國王更為正確的評估，我們的驚訝就會很快消失無蹤。腓力一世是休·卡佩的曾孫，休·卡佩是目前這個家族的創始者，正當查理曼的子孫處於衰亡的時期，休·卡佩在巴黎和奧爾良的世襲領土上建立了王國。在這片狹小的區域內，他擁有財富和主權。但是對法蘭西的其餘地區而言，休和他的第一代後裔只是封建領主，大約有60個公爵和伯爵，都具備獨立和世襲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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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藐視法律和合法議會的控制。他們不尊重統治者就會獲得報應，領地的下屬和家臣也拒不聽命。克萊蒙位於奧弗涅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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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采邑之內，教皇在這裡成功召開會議(公元1095年11月)，主要是腓力已經消除怨恨之心，而且就參加的人數和與會人員的地位而言，並不遜於普拉森提亞的宗教會議。除了教廷和羅馬紅衣主教會議成員以外，有13個總主教和225個主教大力支持，戴著法冠的高階聖職人員總計有400位之多。教堂的神父不僅得到那個時代的聖徒賜予的祝福，同時也獲得神學家的啟蒙和教化。成群結隊的領主和武士都是權勢顯赫的知名人物，全副武裝地從鄰近的王國前來參加會議，對大會的決定懷抱著很高的期望。所有的狀況都讓人熱血沸騰、充滿好奇，整座城市在11月份到處是擁塞的人群，開闊的原野上搭起千千萬萬的帳篷和木屋。

8天的會期制定了一些實用的教會法條，對於陋規成習可以產生教化和革新的作用，宣佈了一項嚴厲的譴責，反對私鬥的浮濫，落實「奉神之名」的休戰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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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有4天的時間要停止敵對行為。教會保障婦女和教士的安全，為期3年的保護延伸到農夫和商人，這些人原來是軍事掠奪下毫無自衛能力的受害者。法律即使獲得尊敬，能夠產生制裁的作用，但還是無法在雷厲風行之下忽然改變時代的習性。烏爾班之所以花費很大力氣調解內部的爭端，是要把戰爭的火焰從大西洋岸邊轉移到幼發拉底河，他這種「仁慈」行為的效果很難讓我們感到欽佩。自從普拉森提亞宗教會議之後，他那偉大的構想像謠言一樣傳遍各國，返鄉的教士在每個教區宣講拯救聖地的功德和榮譽。

教皇登上克萊蒙市集所搭建的高台，用雄辯的語氣對著完成準備和毫無耐心的聽眾發表講話。他的主題立場鮮明，他的布道言辭激烈，他的成功已經是沛然莫之能御。演說家被數千人的歡呼聲打斷，群眾異口同聲地用鄉土的方言大聲喊叫：「這是神意!這是神意!」
[10]

 教皇回答道：

這是上帝的旨意，讓我們把這句值得紀念的聖靈所啟示的言辭，帶到戰場上去吶喊，鼓勵基督的武士發揮獻身的精神和奮鬥的勇氣。他的十字架是你們獲得救贖的象徵，戴著這個像血一樣鮮紅的十字架，在你們的胸膛或肩膀當作永恆的標誌，當作無法撤回的承諾和最神聖的誓言。

大家興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建議，人數眾多的教士和信徒都在衣服上縫著十字架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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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求教皇率領他們進軍。格列高利更為謹慎的繼承人婉拒這種危險的榮譽，他的借口是教會處於分裂的狀況，無法丟下聖職所賦予的責任。他建議信仰虔誠的人，要是在性別、職業、年齡和體能方面不具備資格，不如用祈禱和施捨，來為他們之中的強壯弟兄提供個人的服務。教皇指派普伊主教阿德瑪為他的代表，第一位從他的手裡接過十字架，授予其稱號和權力。位於最前列的俗家首長是圖盧茲伯爵雷蒙，他未能親自參加會議，就派遣使臣代表他立誓接受賦予的榮譽。高舉著十字架的武士在懺悔和被赦免罪孽以後，不斷受到開導，要他們返鄉邀請親戚和朋友共襄盛舉，出發前往聖地的時間定為翌年8月15日的聖母升天節。


 二、十字軍東征的正義原則、主要動機和後續影響

人類對暴力的運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視為自然之事。在我們的縱容之下，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爭議的權力都會成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國家之間產生敵對的行為。但是就聖戰的名義和性質而論，需要進行更為嚴謹的查證。我們不能貿然相信，耶穌基督的僕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毀滅的寶劍，除非動機相當純潔、爭執完全合法、需求無法避免。作戰行動的策略要求取決於經驗獲得的教訓，然而這種教訓得來何其緩慢。在採取行動之前，宗教事業的公正與合理要能滿足我們的良心。十字軍東征的時代，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被說服，認為發動十字軍是順應天理人情的事。他們不斷濫用《聖經》和修辭的文句來掩飾他們的實際想法，看起來像是堅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賦予的自衛的權利。然而他們卻賦予耶路撒冷「聖地」的特定稱呼，將異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都視為邪惡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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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正當防衛的權利可以將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內，這是很合理的事。權利的獲得基於危險的存在，敵人的惡意和實力所形成的雙重考量是評估的重點，歸咎於穆斯林信奉對人類有害的教條，他們認為有責任要用刀劍滅絕所有其他的宗教。這種無知和偏見的指控受到《古蘭經》的駁斥，從伊斯蘭征服者的歷史，以及他們對基督教信仰公開與合法的寬容，也知道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說法。但是不可否認，東方的教堂受到嚴苛的束縛和高壓的迫害。即使處於這種環境，無論在平時還是戰時，他們對於統治世界的絕對權力，依然堅持己見維護神意的權力要求。在正統教會的信條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終是巨大的威脅，會讓我們喪失現在的宗教或未來的自由。到了11世紀，土耳其戰無不勝的軍隊的確令人感到憂慮，這種後果不僅真實存在，而且已經近在眼前，不到30年的工夫，他們就征服了亞洲所有的王國，最遠到達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峽，希臘帝國在毀滅的邊緣搖搖欲墜。除了對基督教弟兄表示誠摯的同情，拉丁人基於公理正義和利害關係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這是西方世界最關緊要的天塹，為了更好地進行防守，對不戰而屈人之兵與擊退眼前的強襲，應該給予同等的重視。為了達成目標，必須提供適度的援助。我們同意非常現實的考量，但是派遣數量如此龐大的兵力到距離遙遠的東方去作戰，亞洲無力供應強大的援軍，就會遭到覆滅的命運，歐洲會因人口減少而降低應有的實力。

其二，奪取巴勒斯坦對拉丁人的戰力或安全毫無助益，征服這個距離遠、面積小的行省，唯一合理的借口是宗教狂熱的信念。基督徒肯定「應許之地」是不可剝奪的名稱，它流淌著神聖救世主的寶血，他們有權力和責任從不義的據有者手裡光復繼承的產業，那些邪惡的異教徒褻瀆基督的墓地，在朝聖的路途上欺壓他的信徒。但崇高的耶路撒冷和神聖的巴勒斯坦，類似的宣稱根本無濟於事，這些地方早已廢止了摩西的律法。基督徒的上帝不再是一個地區性的神明，伯利恆和骷髏地分別是他的出生和埋葬之處，就是光復也無法補償對《福音書》有關道德訓誡的侵犯。這些論點在沉重的迷信盾牌前面一閃而過，只要抓住奧秘和奇跡的神聖理由，宗教的心靈就很難將它拋棄。

其三，宗教戰爭已經在地球各個區域開打，從埃及到立沃尼亞，從秘魯到印度斯坦，獲得了傳播更為廣泛且適應性更強的教義的大力支持。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引起敵對行為的充分理由，人們不僅普遍認同，有時還肯定這是最高的價值。手持十字架的戰士可以殺死或制伏冥頑不靈的不信者，這種上帝賜予的恩典是主權和慈悲的唯一來源。大約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400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這些蠻族，花費同樣的時間，運用類似的手段，分別獲得羅馬帝國在西部和東部的行省。信奉基督教的法蘭克人因時間和條約的關係，合法據有了所征服的地區。但是伊斯蘭的君王在臣民和鄰國的眼裡仍然是暴君和藩王，可以用戰爭和起義的武力，將這些非法的所得合法拿走。

基督徒嚴謹的生活和習性已經開始鬆懈，逼得要加強紀律和懺悔，隨著罪孽的增加，糾正的方法也隨之發生變化。在原始教會，進行贖罪的工作之前，如果信徒們能夠自願採取公開告解的方式，就不會引起緊張的對立。中世紀的主教和教士對於罪人，則會審問他，強迫他交代自己的思想、言語和行為，規定他與上帝修好的條件。任性和暴虐輪番濫用這種自由裁量的權力，懲戒法規的制定用來告知並規範審判的精神。希臘人最早運用立法的模式，他們的贖罪規則經過翻譯，為拉丁教會所倣傚。查理曼大帝統治的時代，每個教區的教士都有一本法典，但很審慎地隱藏起來不讓一般平民知曉。評估罪行和懲處罪犯是件危險的工作，僧侶根據經驗或智慧，知道每種案件都可能發生，全都能夠說出差異之處。有些列舉的罪狀讓清白無辜的人難以設想，還有一些罪過超越理性認知的範圍。最常見的犯罪行為像是姦淫和私通、偽證和褻瀆、搶劫和謀殺，按照不同的情況或環境，用苦修或懺悔來贖罪，期限從40天可以一直延長到7年。在悔改期限之內，通過有益的規律生活，如齋戒和祈禱，病人得以復原，罪犯獲得赦免。他的衣著簡陋不合時樣，表現出憂傷和懊惱，謙卑的態度禁絕社交生活的樂趣和事業的發展。但是嚴格執行這些法規就會使皇宮、軍營和城市的人口大量減少。

西方的蠻族不僅相信這些懲罰而且大為恐懼，然而人性通常厭惡理論的原則，官吏強調教士屬靈的審判權，幾經努力也沒有達成預期的效果。按照字面要求完成悔改根本是不切實際的事，每天重複通姦會使罪行加重，屠殺整個民族也包括在殺人的罪行之中。每種行為要是分開計算，數量就會增加。在這樣一個社會混亂和惡行如麻的時代，就算是生性謙卑的罪人，宗教方面的罪孽也容易欠下300年的債務，無法負擔之下只能要求減刑或赦免。就富人而言，要繳納26個蘇勒達斯銀幣(大約是4鎊)才能減免一年的苦修悔改。
[13]

 窮人只要3個蘇勒達斯，約為9個先令。這些佈施立刻撥交教會使用，從信徒的罪孽獲得的贖金是教會財富和權力取用不竭的來源。300年的債務相當於1200鎊，即使是富有資財的人士也會傾家蕩產，只能通過轉讓產業來抵債。丕平與查理曼最慷慨的賞賜，是他們拯救自己靈魂最明確的證據。民法有一條基本的原則：任何人拿不出錢財，就得用身體來抵賬。鞭笞的肉刑也為僧侶所採用，這是廉價而又痛苦的等價處分。根據一種極其怪誕的計算方式，一年的悔改還要多加3000鞭的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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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有名的隱士聖多明我綽號叫「鐵胸甲」
[15]

 ，對接受這種懲處具備技巧和耐性，在6天之內完成一個世紀的數量，也就是受到30萬次的鞭打。有很多悔罪苦修者無分性別，都依循這個標準。法律也允許自願犧牲者代人受罪，一個身強力壯經過訓練的人員，可以用他的脊背代他的恩主贖罪。
[16]



11世紀這種金錢和人身的補償，演變為更體面的方式，讓人感到滿意。那些在阿非利加和西班牙與薩拉森人作戰的士兵，服務軍旅所建立的功勳，受到烏爾班二世前任的認同。教皇在克萊蒙的大公會議中宣佈，給予獻身十字架旗幟的從軍人員「絕對的恩典」，一切的原罪都能夠獲得赦免，爾後所有的罪孽只要依據教規悔改，全部為教會所接受。當前這個時代的人生觀非常冷漠，對於過去充滿原罪思想和宗教狂熱的世界，無法體會那種深刻的印象。本堂神父大聲呼籲，喚醒數以千計的強盜、縱火犯和兇手，讓他們去救贖自己的靈魂，用傷害基督徒同胞的行為，對不信上帝的異教徒痛下毒手。無論是哪個階層或教派的囚犯，他們都熱誠地贊同贖罪的條件。沒有人完全純潔，不能豁免罪孽的定讞和懲罰。大多數人對公正的上帝和教會負有應盡的義務，要靠著虔誠的勇氣才夠資格獲得塵世和永恆的賞賜。如果他們作戰陣亡，熱心的拉丁教士會毫不遲疑地用殉教者的冠冕裝飾他們的墳墓；
[17]

 要是他們倖存，也不會沒耐心等待天國的報酬，雖然時間已經延遲，但是恩典還會加多。他們將要為神的兒子流血奮戰，耶穌不也是為了拯救世人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嗎？他們舉起十字架，滿懷信心走主的道路，上天在保佑他們的安全，或許當他們神聖的事業遭遇困難時，上帝會用那可見而神奇的力量，使他們化險為夷。耶和華的雲柱和火柱
[18]

 先於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基督徒完全有理由懷抱著這樣的希望：河流會在他們渡過的時候分開，堅固城市的防壁會在他們的號角聲中倒塌，太陽會在飛馳的途中暫時停下，好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殲滅那些不信主的人。

對於那些進軍聖墓的首領和士兵，我敢很肯定地表示，全部受到宗教狂熱精神的感召，有建立功勳的信心，有獲得報酬的希望，有神明協助的保證。我同樣抱著一種信念，那就是對他們中間的很多人來說，宗教狂熱並不是他們採取軍事行動的唯一因素，甚至對於有些人來說還不是主要因素。宗教信仰的運用或濫用，對於國家風氣所形成的潮流產生很小的阻力，反而是造成的推力卻沛然莫之能御。反對蠻族的私人械鬥、血腥的馬上比武、放蕩淫逸的愛情以及不法的格鬥審判，教皇和宗教會議只會發出毫無效用的雷霆之聲。說實在的，激起希臘人形而上的爭論，把社會混亂或政治專制的受害者趕進修道院，將奴才或懦夫的容忍視為神聖之事，或是採用現代基督徒的仁慈和義舉來建立事功，看來倒是更為容易的任務。法蘭克人和拉丁人對於戰爭與操練普遍懷有熱情，作為悔改和贖罪的過程，他們受到囑咐要滿足主宰他們內心的熱情，要前往遙遠的國土，要拔劍對抗東方的民族。他們的勝利甚至抱有這種企圖，為了使裝飾著十字架的大無畏英雄名垂千古。即使是最純潔的虔誠行為，也不可能對軍事榮譽的光輝景象毫無感覺。在歐洲那些瑣碎不值一提的爭吵中，諸如獲得一座城堡或是一個村莊，他們都可以讓朋友和同胞流血，此時為了對抗路途遙遠充滿敵意的民族，當然更能夠快速地進軍，為此，歐洲的人民都已獻身軍旅。

他們幻想自己已抓住亞洲金色的權杖，諾曼人征服阿普裡亞和西西里，即使是平民冒險家都有希望被提升到更高貴的地位。基督教世界處於落後的粗野狀況，無論是天候還是耕種都無法與伊斯蘭國家相比。朝聖者敘述的故事和缺乏通商條件所帶回的禮物，都在誇大東方國家天然和人為的財富。一般的庶民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接受的教導是要相信不可思議的事物，像是流著奶和蜜的土地、礦產和寶藏、黃金和鑽石、大理石和碧玉建造的宮殿，以及乳香和沒藥的芬芳樹叢。在這個人間樂園裡，每名戰士都能夠憑著刀劍創造富裕和光榮的前途，即使是再天馬行空的意願都能夠在那片土地上自由馳騁。
[19]

 這些家臣或士兵相信上帝和主人會給他們帶來好運，從一位土耳其埃米爾那裡奪得的戰利品，可以使營地位階最低的隨員都能發財致富。風味濃郁的葡萄美酒、艷麗動人的希臘美女
[20]

 ，產生的誘惑力使十字軍的戰士難以抗拒，比起他們的職業更能滿足天性的要求。追隨的群眾處於封建體制或基督教會的暴虐統治之下，愛好自由成為更有力的誘因。西部的農夫和自治的公民成為采邑或教會土地的奴隸，接受神聖的號召可以逃避傲慢的領主，讓自己和家庭遷移到自由的樂土。僧侶可以藉機脫離修道院戒律的管轄，債務人能夠停付累積的高利貸並擺脫債主的追討，各種類型的惡徒和犯人能夠繼續抗拒法律的制裁，規避罪行所應得的懲處。
[21]



形形色色的動機不僅極其有力而且種類繁多，我們要是單獨計算在每個人心目中所佔的份量，那可是沒完沒了的事，就是出名的案例和流行的方式都不勝枚舉。早年改信基督教的人員，成為十字軍熱心和善盡職責的傳教士，他們在朋友和同胞中間宣揚神聖誓言的責任、功德和報酬。就是最為勉強的聽眾，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拖進說服和權威的漩渦。好鬥的年輕人要是受到指責或懷疑而產生怯懦的情緒，難免會引起滿腔怒火。無論是年老還是虛弱的人，甚至是婦女或兒童，如果能夠隨著軍隊去參拜基督的墓地，都認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考量的只是宗教的熱誠，並非自己的體力。有些人在傍晚還嘲笑朋友何其荒唐，到了次日自己卻興致勃勃地踏著他們的足跡前進。無知可以增加冒險事業的希望，減輕遭遇危險的心理負擔。自從土耳其人展開徵服行動以來，朝聖的路徑已經湮沒，完全不見痕跡。就是身為首領，對於路程的長度和敵人的狀況都毫無概念。至於那些愚蠢的民眾，看到在前面出現的城市或堡壘，只要超過他們的見識範圍，就會追問是否到達了耶路撒冷——那個長途跋涉全力以赴的目標。

然而十字軍裡較有見識的人員，都不敢確定上天會撒下鵪鶉或嗎哪來餵飽他們
[22]

 ，因此準備了貴重金屬以便在任何國家用來交換商品。為了按照階級支付他們在路途的花費，君王轉讓他們的行省，貴族出售土地和城堡，農夫則出售牛只和耕種的工具。產業在群眾迫切拋售之下價格大跌，武器和馬匹由於缺貨和買主的急需，上漲到極其荒謬的價格。
[23]

 那些留在家鄉的人員只要具備常識和現金，在這種流行趨勢下就會發一筆橫財。統治者用低廉的費用獲得家臣和諸侯的田地，教會的買主完成付款並且保證為他們祈禱。布匹或絲綢製作的十字架通常縫在衣服上面。熱誠的信徒用燒紅的烙鐵或不褪色的墨水，在身體上面留下永恆的記號。一個手段高明的僧侶展現胸部顯示奇跡的傷痕，得到的回報是在巴勒斯坦受到大眾的尊敬和為他帶來財富的聖職。
[24]




 三、十字軍的先期行動及所遭遇的苦難(1096A.D.)

克萊蒙會議決定，8月15日是朝聖者出發的日期，但是有一大群輕率和貧窮的平民先行開拔。在我提到主要的領袖進行重大和成功的冒險行動之前，先簡短介紹他們所引發及遭遇的災難。早在春天的時候，大約有6萬名男女群眾，從法蘭西和洛林的邊界齊聚到十字軍最早的這位傳教士周圍，喧囂的聲音在不斷地強求，逼使他立即率領大家趕赴聖墓。隱士自認他的角色就像一位將領，然而卻欠缺這方面的才能和權威，衝動的信徒逼得他只有從命，沿著萊茵河和多瑙河的兩岸前進(公元1096年3月)。食物的缺乏和龐大的人數促使他們分離，彼得的部將「窮漢」瓦爾特是名英勇的士兵，然而他此時卻一貧如洗，負責指揮朝聖隊伍的前鋒，一共是8位騎士和1.5萬名步卒，這個比例就注定了他們未來要遭遇的狀況。

另外一名宗教狂熱人士拿彼得做榜樣，追隨他的腳步在後面緊跟不捨，這位名叫戈德斯卡的僧侶，靠著講道從日耳曼的村莊帶走1.5萬或2萬名農夫。還有20萬烏合之眾在他們的後面形成壓力(公元1096年5月)，這些都是最遲鈍和蠻橫的人員，他們為民眾所遺棄，宗教的虔誠混雜著獸性的放縱，不斷發生搶劫、賣淫和酗酒的行為。有一些伯爵和士紳率領著3000人馬，伴隨著群眾的運動，要分享戰利品。這個隊伍真正的領導者，是在前面帶路的一隻鵝及一頭羊(我們會相信這種愚行？)，那些有見識的基督徒認為這是神靈附身的效果。

無論是這些還是其他宗教狂熱分子的隊伍，對猶太人發起最早和最易動手的戰事，他們把猶太人看成殺害上帝之子的兇手。在摩澤爾河和萊茵河邊貿易興旺的城市，猶太人的殖民區不僅數量很多而且非常富裕，受到皇帝和主教的保護，能夠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25]

 在凡爾登、特裡夫、門茲、斯皮爾斯和沃爾姆斯這些城市，不幸的民族有數以千計的人員慘遭搶劫和屠殺。
[26]

 自從哈德良的迫害行動以後，他們還未感受到更為血腥的打擊。地區的主教用堅定的態度拯救倖存的餘眾，接受他們假裝的皈依和暫時的改信，但是那些更為倔強的猶太人，抱著同歸於盡的信念來反對基督教的狂熱分子，將自己的房屋當作抵抗的路障，最後把自己、家人和財富全部投入河流或火焰之中，讓不共戴天的仇敵感到失望，因為他們無法發洩惡意或滿足貪婪。

從奧地利的邊界到拜占庭君主國的政治中樞，十字軍人員被迫要橫越600英里的空間，這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野蠻和荒涼的國度，土壤肥沃而且河流縱橫，地面覆蓋著沼澤和森林，無止境地向前延伸。人們在這裡看見蒼茫的大地，然而在地球上所據有的領土終有盡頭。這兩個民族剛開始受到基督教的陶冶，匈牙利人被本國的君王統治，希臘皇帝的部將管轄保加利亞人。這些人只要產生極為輕微的怒意就會被激起殘暴的天性，頭一批朝聖者的混亂狀況激起了遍及整個地區的憤恨。這樣的民族必然對於農耕並不熟悉而且極為怠惰。他們用蘆葦建造城市，到了夏季就住進獵人或牧人的帳篷。他們粗暴地索取極少的食物，強行攫取並很快將之消耗一空。剛剛開始發生爭執的時候，十字軍人員盡情發洩怒氣和痛下毒手，但是他們對這個國家和戰爭的認識不夠，烏合之眾毫無紀律可言，最後陷於羅網四面受敵。

保加利亞的希臘統領指揮一支常備部隊，匈牙利國王下達召集命令，好戰的臣民有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騎馬射箭，運用的策略是嚴密監視伺隙而動，對於這批宗教的強盜，報復手段十分無情而且血腥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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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倖存，連同彼得本人在內，赤身裸體地躲在色雷斯山區。皇帝對拉丁人的朝聖和援助表示尊敬，引導他們走安全和容易行走的路線到達君士坦丁堡，勸他們等待後續教友的到達。他們一時之間還記得自己所犯的錯誤和遭遇的損失，但是等到受到友善的款待恢復體力以後，馬上故態復萌，產生怨恨之心，不法的行為讓恩主坐立難安，無論是花園、皇宮還是教堂都遭到劫掠。阿歷克塞為自己的安全著想，引誘他們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到達亞洲那邊，但是盲目的宗教熱情驅使他們放棄皇帝指定的位置，不顧一切地向著土耳其人猛衝過去，而敵人正在防守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隱士知道這樣做會使自己蒙羞，但他依然離開營地撤回君士坦丁堡。他的部將「窮漢」瓦爾特稱得上是位好指揮官，期望野蠻的群眾能夠遵守秩序和謹慎行事，但是這種要求沒有成功。他們分離是為了搜尋獵物，結果蘇丹憑借高明的技巧，使他們更容易落到獵人的手中。謠傳說他們在前線的同伴為蘇丹首都的戰利品而爭吵，索利曼用這種方式引誘瓦爾特的主力進入尼斯平原。他們全部為土耳其人的箭雨所殲滅，數以萬計的白骨告知後來的同伴這是戰敗之地。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人員當中，在把任何一座城市從不信者的手裡拯救出來之前，在更為莊嚴和高貴的同志完成冒險事業的準備工作之前，已經有30萬人喪失性命。


 四、主要領袖人物的出身、背景、性格和作為

歐洲的重要君王沒有登船參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皇帝亨利四世不願聽從教皇的召喚；法蘭西的腓力一世把時間都花在聲色犬馬上面；英格蘭的威廉·魯弗斯最近剛發起一次征戰；西班牙國王從事對付摩爾人的國內戰爭；位於北部的王國諸如丹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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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瑞典和波蘭，在對於南部地區的感情和利益方面仍然是外來的陌生人。列名第二等的諸侯在封建體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通常會強烈感受到宗教的情懷，他們的地位可以依據名望和特性，很自然地區分為四種不同的領袖類型。我不願重複沒有內容的敘述，但是還要特別說明，這些基督徒冒險家共同的屬性是作戰的勇氣和軍旅的實務。

其一，布永的戈弗雷無論是參與戰爭還是會議，都名列最高階級，真是當之無愧。如果十字軍可以將自己托付給這個英雄人物，那對他們來說真是最值得慶幸的事。戈弗雷的母系家世是查理曼大帝的後裔，就這方面而言是最具代表性的領袖。他的父親繼承了布涅格伯爵的爵位，位於洛林下方的布拉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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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省是他母親世襲的領地。他自己得到皇帝恩賜被授予公爵的頭銜，統治權後來轉移到阿登山地的布永，這個地方照理來說並不適合他的身份。他在亨利四世麾下服務時，擔任護旗官，打著帝國巨大的旗幟，有次在作戰中用長矛插進反叛國王羅多夫的胸膛。戈弗雷是第一位登上羅馬城牆的戰鬥人員，由於運用武力對付教皇使他患病，因而立誓不會再犯，令他終身為此懺悔，下定決心要去訪問聖地，不是作為進香客而是以一個拯救者的身份。他的英勇出於審慎和節制顯得更為成熟，不會輕舉妄動將自己陷於困境。虔敬的行為雖然會盲目遵從宗教的安排，但是仍舊保持誠摯的態度，在營地極為嘈雜騷動的環境中，他還是像在修道院一樣注重自己的德行，無論真假總要成為別人的表率。他對這些首長的結黨營私保持超然的立場，只會仇視和痛恨基督的敵人。雖然他後來獲得了一個王國，但是那種純潔無私的熱誠仍為他的對手所承認。布永的戈弗雷有兩個弟弟陪伴在身邊，年長的優斯塔斯後來接位成為布涅格伯爵，年幼的鮑德溫是一個更難描述的人物。洛林公爵在萊茵河兩岸同樣受到大眾的讚譽，因他的出生地和所接受教育的緣故，能夠精通法語和條頓語。法蘭西、日耳曼和洛林的貴族將家臣集結起來，組成的聯合部隊有8萬名步卒和1萬名騎兵，打著他的旗幟向前進軍。

其二，克萊蒙會議兩個月以後，在巴黎召開的會議上，韋爾芒德瓦的休伯爵當著國王的面，在願意擔負十字架責任的諸侯當中，成為最為顯赫的人物。之所以加上「偉大」這個稱號，是因為他是法蘭西國王的兄弟，有皇室出身，並不完全出於推崇他的功勳或屬國(雖說這兩者也是重要的條件)。
[30]

 諾曼底的羅伯特公爵是「征服者」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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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長子，他的父親亡故後，由於自己懶散，而他的弟弟魯弗斯又行動積極，以致他的英格蘭王國被奪走。羅伯特的個性過分輕浮，貪圖安逸的生活，身價頓時一落千丈：喜愛歡樂使他縱情於聲色犬馬之娛；奢侈浪費使得君王和人民變成赤貧；婦人之仁使得國內罪犯日增；性格和善就常人而言是優點，卻成為統治者最主要的缺陷。他對英國的篡奪者抱著不在意的態度，竟然為1萬金馬克的微不足道的款項將諾曼底抵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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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在聖戰中履行諾言，表現良好，等於當眾宣佈羅伯特已經洗心革面，能夠使公眾對他恢復相當的尊敬。另外一位羅伯特是法蘭德斯的伯爵，法蘭德斯是一個直屬皇室的行省，在這個世紀產生了三位皇后，分別登上法蘭西、英格蘭和丹麥的寶座。羅伯特的稱號是「基督徒的劍和矛」，但是他像士兵那樣建立功勳，有時就會忘懷身為將領的責任。斯蒂芬是沙特爾、布盧瓦和特魯瓦的伯爵，是那個時代最富有的諸侯之一，城堡的數目可以比喻為一年的365日。愛好文學使他的心中懷有崇高的理想，在軍事首長舉行會議時，能言善辯的斯蒂芬受到推選擔任主席的職務。以上四位是法蘭西人、諾曼人和不列顛群島朝聖者的主要領導人物。那些領有三四個城鎮的貴族，要是也列出名單，根據當代一位人士的說法，要超過特洛伊戰爭的名將目錄。

其三，在法蘭西的南部，指揮權分別被授予普伊主教阿德瑪，他是教皇的代表；以及聖吉勒斯和圖盧茲的雷蒙伯爵，他同時還擁有更為高貴的頭銜納博訥公爵和普羅旺斯侯爵。前者是受到尊敬的高階教士，無論在這個世界還是來生都同樣具備資格；後者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武士，在西班牙與薩拉森人浴血搏鬥，現在奉獻殘年餘生，不僅為了解救聖墓，更是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經驗和財富使雷蒙在基督徒的營地中擁有極大的權勢，對大家遭到的困苦有能力給予解救，通常他很樂意為之。但是比起保有臣民和夥伴對他的敬愛，強索不信者的讚譽對他是更為容易的事。他那卓越的氣質被暴躁、傲慢、嫉妒和固執所掩蓋，雖然他為侍奉上帝放棄了一大片世襲的產業，但在一般人看來，信仰的虔誠還是掩蓋不了他的貪婪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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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雷蒙率領的那群鄉巴佬中間，重商思想優於好武精神，「鄉巴佬」是個很普通的稱呼，包括奧弗涅和朗格多克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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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勃艮第或阿爾勒王國的家臣。他從鄰接西班牙的邊區，找來一幫孔武有力的亡命之徒。等他行軍通過倫巴第，一群意大利人聚集在他的旗幟之下，他的聯合部隊共有10萬人馬。如果雷蒙最早參加而最晚離開，行程的延遲要歸咎於準備工作太過龐雜，因為他要永久告別，不再返鄉。

其四，博希蒙德是羅伯特·吉斯卡爾的兒子，兩次戰勝希臘皇帝，獲得赫赫威名。但他父親留下遺囑將他貶到他林敦公國，後來他被法國朝聖者的謠傳和路過所驚醒，否則只能在夢中回憶東方的戰利品。我們在諾曼首長身上看到了他具有冷靜的謀略和偉大的抱負，對於宗教不至於過分盲從而有所節制。他的行為可以證明他有正確的信仰目標，對於教皇的構想他在暗中進行指導，不僅全力支持並且裝出驚訝和誠摯的模樣。在阿馬爾菲的圍攻作戰中，他的身先士卒和仗義執言激起聯軍的戰鬥精神。他立即撕開外衣製作十字架，供應無數效命的義士，準備率領1萬名騎兵和2萬名步卒前去君士坦丁堡和亞洲。還有幾位諾曼氏族的諸侯前來陪伴久歷戰陣的將領，他的表弟坦克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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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作戰的伴侶和忠誠的隨員，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我們發現他不僅具備完美的武士德行
[36]

 ，還能發揮真正的騎士精神，可以激起人們慷慨的情操和對社會的責任感，比起那個時代卑下的哲理和虛偽的宗教更要高明得多。


 五、中世紀歐洲騎士制度的濫觴和主要的內涵

在查理曼大帝和十字軍東征這兩個時代之間，西班牙人、諾曼人和法蘭西人發生了一場變革，逐漸蔓延到歐洲其他地區。地位低下的平民只能充任步卒，騎兵形成軍隊的主力，「米爾斯」(戰士)這個備受尊敬的稱呼僅限用於騎在馬背上的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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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他們才能被授予騎士的身份。公爵和伯爵篡奪國君的權力，割裂行省分配給忠心耿耿的貴族，他們再將采邑連帶審判權指派給他們的家臣。這些貴族相互之間以及和領主都是戰友的關係，形成一種軍閥或騎士階層，把農夫和市鎮公民歸並為另一類型，表示出輕視的態度。他們要保有家世所衍生的地位，關鍵在於血統的純正以及門當戶對的聯姻，只有嫡子具備沒有污點或恥辱的四代家系，才能合法誇耀自己具有騎士的榮譽。但即使是一個英勇的平民，靠著戰功有時也會發財致富和受封為貴族，成為一個新家族的創始人。任何一位單獨的騎士根據自己的判斷，可以將他接受的身份授予別人。歐洲的好戰君王，對於榮譽的看重更甚於頭上鑲滿珠寶的皇冠。這項儀式的起源很簡單，充滿異教的褻瀆氣氛，可以在塔西佗的著作和日耳曼的森林中找到原有的痕跡。騎士的候選人通過考驗後，就被授予劍和馬刺，在胸部或肩膀受到輕微的接觸，象徵能用泰然自若的神色忍受傷害，這樣才能合法獲得騎士的身份。

這些迷信混入所有公眾和私人的行動中，軍人在聖戰中被視為神聖的行業，騎士制度的階級比照教士的聖秩職位得到特權和利益，像是新入教者重新受洗的沐浴和白袍，雖然是一種模仿，卻很不得當。他的劍供在祭壇上受到高階神職人員的祝福，先要齋戒和守夜，再接受莊嚴的歡迎儀式，然後以上帝、聖喬治和天使長聖米迦勒的名義授予他騎士的頭銜。他要宣誓完成信仰所規定的責任，訓練、典範和公眾的輿論是約誓不可侵犯的監護者。他要成為捍衛上帝和婦女(我將這兩個不相關的名詞放在一起，實在感到難為情)名聲的鬥士，獻身的工作諸如：說話要誠實不虛；維護生而為人應有的權利；保護悲傷痛苦的人們；對人要彬彬有禮(這種德性在古代並不多見)；追捕不信上帝的人；對於畏苦怕事抱著藐視之心；證實能用冒險犯難的行動使得騎士身份變得更榮耀。騎士精神毫無節制地濫用，會使大字不識的武士對勤奮的工作與和平的技藝，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要是受到任何傷害和委屈，他們會把自己看成唯一的審判官和報復者；過分的自負使他們忽略群體社會和軍事組織的法律。然而這個制度還是產生了很多有利之處，可以使蠻族的個性更為文雅，灌輸忠誠、公正和仁慈的原則，不僅能夠強烈感覺到所產生的影響，也能看到很多貫徹履行的實例。

嚴苛的民族偏見逐漸緩和下來，宗教和軍隊的團體在整個基督教世界，推展外表和性質相同的競爭。每個國家的武士在家鄉從事武藝的演練，到海外去冒險和朝聖，這樣就會保持永遠的交往。比起古典時代的奧林匹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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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基於公正的立場，人們就會更為欣賞哥特人的馬上比武。赤身裸體的觀眾敗壞了希臘人文雅的舉止，處女和貴婦人被迫離開運動場；但哥特人旗幟飄揚和裝飾華麗的比武場，坐滿純潔嫻淑和出身高貴的美女，戰勝者從她們的手裡接受技巧和勇氣的獎品。角力和拳擊需要不斷的苦練和天賦的體魄，與士兵建立功勳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在法蘭西發起的馬上比武，能夠真實地展現戰場的情況，流傳到東方和西方都能風行一時。單人的挑戰和對決像是一般的前哨戰鬥，甚至是防守一座關隘或是城堡，都可以按照實際狀況進行預演。無論是真實還是模擬的戰爭，決定勝負的關鍵完全在馬匹的控制和長矛的運用上。長矛是騎士適用而特別的武器，他的馬匹是高大而強壯的品種。而等到他為迫近的危險所驚醒，通常要在隨從的引導之下才能發起衝鋒。在用普通步速前進的時候，他通常安靜地騎一匹緩行的乘用馬。對於騎士的頭盔、長劍、護脛和盾牌無須多費口舌，但是我要特別提醒大家，在十字軍時代，穿著的鎧甲不如後來那樣鈍重，上體沒有使用厚厚的胸甲和背甲，而是用鐵衣或鎖子甲來防護。武士將長矛安置在托架上，很狂暴地用馬刺策馬衝向敵人，土耳其和阿拉伯的輕騎兵很少能擋得住這樣直接和巨大的衝擊力量。

每位騎士都有忠實的扈從陪伴進入戰場，這位年輕人與騎士有相同的出身，抱持類似的理想，還有幾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和弓箭手追隨在後，這些人員和裝備組成一個完整的騎士隊伍。在鄰近的王國或聖地進行遠程行動時，保有封地應盡的責任不再存在，騎士和追隨人員的自願服務，如果不是出於熱誠或忠心，那就是為報酬和承諾所收買。每支部隊包含的騎士隊伍數量多寡不一，根據每位獨立首領的權勢、財富和聲望而定，他們可以用旗幟、有紋章的外衣和戰爭的吶喊聲音加以識別。歐洲每個古老的世家都想尋覓家族早期所立的戰功，用來證明貴族的地位和淵源。我雖然概略描述了中世紀的騎士形象，但是這個令人難忘的制度既是十字軍的成因，也是十字軍的結果。


 六、第一次十字軍向君士坦丁堡的進軍(1096—1097A.D.)

就是這樣的軍隊和領導人員舉起十字架去解救聖墓。當他們因平民的烏合之眾缺席而感到如釋重負時，立即舉行會議或是派出信差，相互鼓勵要實現誓言盡速開拔。他們的妻子和姐妹急欲分享朝聖之途的危險和功勳，輕便的金庫裝著銀條和金條易於運輸。這些諸侯和貴族都帶著獵犬和獵鷹，可以消遣解悶也能供應肉食。成千上萬的人員和馬匹需要大量的糧草，採購的工作極為困難，為了達成任務，只有分散兵力。根據他們的選擇或處境決定前進的路線，大家同意在君士坦丁堡鄰近地區會師(公元1096年8月15日—1097年5月)，從那裡再開始發起對土耳其人的作戰行動。

布永的戈弗雷離開默茲河與摩澤爾河，沿著日耳曼、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筆直前進，只要在不受干擾的單獨指揮之下，他所採取的每個步驟都很明智和正確。當他抵達匈牙利的邊界時，被一個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阻擋了三個星期。他們妄用十字架的名義，被認為是極為可惡的行為。匈牙利人對於上一批朝聖者對他們造成的傷害仍然記恨在心，他們也有不對的地方，那就是濫用自衛和報復的權利，所以現在感到憂慮不已，生怕這個來自同一民族、從事同樣任務的英雄人物，會施展嚴厲的尋仇手段。但是明理的公爵在衡量動機和事件的始末以後，對於不值得尊重的同胞所犯的罪行和遭到的苦難，只表示憐憫之意就感到滿足。他派出12位代表當作和平使者，用他的名義要求自由通過的權利和公平交易的市場。

為解除匈牙利人的猜疑，戈弗雷以及後來他的兄弟，都對他們的國王卡洛曼表示信任，願意接受簡略而友善的款待。雙方訂立條約，用共同的《福音書》來起誓使得誓言更為神聖，發佈文告禁止拉丁士兵有敵對和放縱的行為，犯者處以極刑。他們從奧地利到貝爾格萊德橫越匈牙利平原，沒有遭到或造成任何傷害；卡洛曼就在近處追隨，數量龐大的騎兵部隊守候在側翼，既維護客人的安全也不鬆弛自己的戒備。他們抵達薩沃河渡河以後，匈牙利國王馬上放回人質，祝福他們一路順風，完成光復聖地的使命。戈弗雷運用類似的領導方式和紀律要求，在保加利亞的森林和色雷斯的邊區獲得同樣的成效。他自己感到十分慶幸，能達成朝聖之途開始階段的行程，還不必拔出劍來對付任何一個同為基督徒的敵手。

雷蒙從都靈穿過倫巴第地區到達阿奎萊亞，完成這段方便而又愉快的行程之後，率領他的「鄉巴佬」繼續40天的行軍，橫越達爾馬提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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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斯拉夫尼亞這片蠻荒的國度。天候一直是大霧瀰漫，土地崎嶇不平而且殘破淒涼，土著不是趕緊逃走就是充滿敵意。宗教和統治都欠缺約束的力量，他們拒絕供應糧草或嚮導，迷途和落單的人員遭到謀殺，無論白天還是夜晚都要提高警覺。伯爵懲罰了一些俘獲的強盜，比起他與斯庫台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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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會議和訂立條約，能夠獲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十字軍從都拉斯到君士坦丁堡的行軍途中，受到希臘皇帝的農夫和士兵不斷的騷擾。對於那些從意大利海岸渡過亞得裡亞海的剩下的首領，希臘人也表現出了同樣模糊曖昧的敵對態度。

博希蒙德有足夠的軍隊和船隻，除此之外他還很有先見之明，紀律也十分嚴明，伊庇魯斯和色薩利的行省沒有忘記他的威名。憑著他的指揮才能和坦克雷德的英勇，不論遭遇什麼障礙都能克服。如果這位諾曼人的諸侯不是裝出饒恕希臘人的模樣，他就會大肆劫掠一座異端分子的城堡，先讓士兵滿足胃口。法蘭西的貴族憑著一股勇氣向前猛衝，根本不用頭腦，也不考慮萬一戰敗如何收場，所以這個民族經常為此受到指責。

偉大的休、兩位羅伯特和沙爾特斯的斯蒂芬，從阿爾卑斯山到阿奎萊亞的行軍，要經過一個富裕的國度，受到正統基督徒的歡迎，這是充滿宗教情懷且令人十分喜悅的一段路程。他們親吻羅馬教皇的腳，對其致以最高的敬意，聖彼得的金色旗幟被授予法蘭西國君的兄弟。他們在這段虔誠和歡樂的訪問期間，竟然忽略了適合乘船的季節以及準備的運輸工具。冬季在不知不覺中過去，部隊散佈在意大利的城鎮中，紀律和風氣開始敗壞。他們不得不分別完成海上的行程，顧不得部隊安全或個人的地位。烏爾班指定的聖母升天節開拔後9個月之內，所有的拉丁諸侯都抵達了君士坦丁堡。然而韋爾芒德瓦伯爵卻成為俘虜，他搭乘的最前列的船隻被暴風雨吹散，為阿歷克塞的部將所囚禁，這是違犯國際公法的行為。休抵達君士坦丁堡時，24名穿著黃金鎧甲的騎士高聲宣佈，這位拉丁基督徒的將領和萬王之王的弟兄，獲得希臘皇帝的尊敬。


 七、阿歷克塞對十字軍的策略和處理方式(1097A.D.)

我在東方的故事中讀到一個牧羊人的寓言，他的意願達成，卻反而身受其害：他向上天祈禱獲得水源，恆河轉向流到他的土地上，羊群和木屋都被洪水沖走。所以就希臘皇帝阿歷克塞·科穆尼努斯而言，十字軍東征會帶來好運，同樣會讓他感到憂慮。本書已提過他的大名，他的女兒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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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他的行為，與拉丁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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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法大相逕庭。他的使臣在普拉森提亞的宗教會議中，請求給予適度的援軍，這可能是指1萬士兵，但現在有這麼多勢力強大的首領和宗教狂熱的民族，他們的到達讓他感到大為驚怖。皇帝既充滿希望，又感到恐懼，既滿懷勇氣，又內心怯懦，心中忐忑不安。在他那自以為聰明實則不當的策略下，我無法相信，也無法辨別他是否在背後策劃了惡意的陰謀活動，以奪去法蘭西英雄的生命和榮譽。

隱士彼得的烏合之眾是一群野蠻的禽獸，缺乏人性和理智，對於他們遭到殲滅的命運，阿歷克塞不可能加以挽救或表示哀悼。希臘皇帝對戈弗雷的部隊和他的戰友不會輕視，但是一定會產生懷疑和猜忌之心。他們的動機或許純潔而又虔敬，但是由於他清楚博希蒙德的野心，加上對山北高盧的首領認識不深，他同樣要提高警覺增強戒備。法蘭西人的勇氣不僅盲目而且魯莽，可能會為希臘的奢華和財富所引誘，認為自己有無可抗拒的實力而得意忘形，君士坦丁堡的景象使他們不再記得耶路撒冷。經過長途行軍和痛苦禁慾以後，戈弗雷的部隊在色雷斯平原紮營，聽到他們的弟兄韋爾芒德瓦伯爵被希臘人下獄，大家不禁怒火中燒。極為勉強的公爵被迫同意他們的要求，可以自由採取報復和搶劫的行動。阿歷克塞用順從和恭敬的態度安撫他們的不滿，答應供應營地的需要。他們拒絕在冬季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就將這座狹窄內海岸邊的莊園和宮殿充作進駐的營舍。

但是無可救藥的猜忌仍然使得兩個民族心存芥蒂，相互藐視對方是奴隸或蠻族。無知的人不能認清狀況就會產生疑懼，每天都會被激起憤怒的情緒。偏見使人盲目，慾念使人耳聾。阿歷克塞受到指控，說他把拉丁人安置在一個危險的地點，那裡四面為水所圍困，企圖將他們餓死或是發起攻擊將他們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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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弗雷吹起號角衝破包圍網，部隊遍佈平原開始襲擾郊區，君士坦丁堡的城門戒備森嚴，防壁上佈滿弓箭手。經過一場難分勝負的衝突之後，雙方願意聽從和平與宗教的呼籲。對於西部的異鄉人，皇帝的禮物和承諾逐漸能夠緩和他們凶狠的脾氣。皇帝是基督徒的武士，再度燃起他們的宗教熱誠要完成神聖的事業，何況他提出保證，要用部隊和金錢來大力支持。等到春天來臨，戈弗雷受到遊說，要在亞洲佔領位置良好、物資豐富的營地，等到他們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希臘船隻馬上被對岸召回。同樣的方式對後續的首領一再重複運用，這些首領受到前面同伴的影響不得不照樣為之，主力的離開使留下的部隊變得勢單力薄。阿歷克塞一直加強警戒，防止同一時刻有兩支大軍在君士坦丁堡的城下會合。等到開始慶祝五旬節的盛典時，沒有一個拉丁朝聖者留在歐洲海岸。

這支威脅歐洲的軍隊可以用來解救亞洲，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赫勒斯滂海峽的鄰近海岸擊退土耳其人。從尼斯到安條克的豐饒行省成為羅馬皇帝新的產業，古老和永恆的主權要求仍舊包括敘利亞和埃及王國在內。阿歷克塞保持熱切的情緒，抱著雄心萬丈的氣概想要親自率領新的盟友，推翻東方這些藩王的寶座。但理性與性情使他打消念頭，不要讓尊貴的君王涉險，不能輕易信任不知底細和無法無天的蠻族。只要想盡辦法得到法蘭西諸侯的效忠誓言，他的謹慎或自尊就能感到滿足。他同時還要獲得他們莊嚴的承諾，他們就像羅馬帝國謙卑和忠誠的部將，要恢復或維持亞洲的征服行動。十字軍的首領有獨立自主的精神，提到這種來自外國和自甘墮落的奴性就會火冒三丈，希臘人運用禮物和奉承雙管齊下的技巧，使得這些諸侯只能陸續屈服。最早改信基督教的人員成為口若懸河和卓有成效的傳教士，也使得他們的同伴備感羞辱。韋爾芒德瓦的休在被囚禁時受到禮遇，能夠安撫他的自尊心，對於法蘭西國王的兄弟來說，休的歸順得到認同而且極具份量。布永的戈弗雷內心抱持著理念，任何人性的考量都不得有損上帝的榮耀和十字軍東征的成功。他用堅決的態度抗拒博希蒙德和雷蒙的誘惑，他們極力勸說要攻擊和佔領君士坦丁堡。阿歷克塞尊敬他所具備的德行，理所當然地稱他為帝國的捍衛者，為了使戈弗雷的效忠顯得更加高貴，收他為養子，並且舉行收養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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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接受可惡的博希蒙德作為忠實和長久的盟友。要是皇帝提醒他記起過去的敵對行為，原因也只是為了稱讚他表現出的所向無敵的驍勇氣概，以及在都拉斯和拉裡薩兩次會戰的光榮事跡。款待吉斯卡爾的兒子並為他安排住處，都使用皇家的排場。有一天博希蒙德經過宮殿的走廊，有一扇門沒有關好，室內有成堆的黃金和白銀、絲綢和寶石以及精美昂貴的傢俱擺飾，雜亂無章地放在那裡，從地面堆到屋頂。這名野心勃勃的守財奴叫道：「只要擁有這樣的財富，還有什麼是征服不了的？!」一名希臘隨員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回答道：「這些都是你的。」博希蒙德猶豫了一會兒，抱著紆尊降貴的神情接受了這份貴重的禮物。諾曼人受到奉承保證要給他一個獨立的公國，但是他竟敢要求擔任皇家內衛統領或主將的職位，阿歷克塞用規避的方式加以拒絕。

兩位羅伯特分別是英格蘭征服者的兒子和三位皇后的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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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輪流覲見，在拜占庭寶座前躬身屈從。沙爾特斯的斯蒂芬有一封私人信函，證實他對皇帝的欽佩之情，他稱讚皇帝是最傑出和慷慨的大人物。皇帝使他相信他已經是寵臣，答應讓他最年幼的兒子在這裡接受教育和照顧。聖吉勒斯和圖盧茲的雷蒙伯爵在他的南部行省，表現出對法蘭西國王據有的至高無上的統治權隱約認同和默許的態度，這位外國君王的民族和語言與雷蒙都不是同源同種。雷蒙率領10萬人的部隊，公開宣稱他只是基督的士兵和僕人，希臘人應該對聯盟和友誼的平等條約感到滿足。固執的抗拒態度使得他的順從更有價值和份量，要是根據安娜公主的說法，他在蠻族之中所發出的光芒如同天國群星裡的太陽。皇帝厭惡法蘭西人的吵鬧和無禮，懷疑博希蒙德別有用心，把這些話告知他所信任的雷蒙。這位年邁的政治家能夠辨別是非，瞭解即使皇帝的友情虛假不實，他對薩拉森人的敵意仍舊一如往昔。坦克雷德的俠義精神最後才被降服，發揮英勇的騎士精神，沒有人認為這是不當的行為。他藐視希臘國君的黃金和籠絡，當著皇帝的面攻擊無禮的大公。他穿著普通士兵的衣服跑到亞洲，最後還是帶著無奈的神色，為了大局著想，只能屈服於博希蒙德的權威。

基於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沒有阿歷克塞的許可和支援的船隻，不可能渡過海洋和完成誓言。但是他們暗中抱著希望，只要能夠踏上亞洲大陸，就用刀劍擦去羞辱，解除諾言應盡的義務，何況從拜占庭這方面來說，也可能沒有如實履行承諾的責任。他們的效忠典禮像是在表達感激，希臘民族長久以來認為傲慢是權力的替代品。皇帝高坐在寶座上面，沉默不語而且視之巍然，拉丁諸侯崇拜他的莊嚴和偉大，聽從禮儀的安排親吻皇帝的腳或膝蓋。描寫十字軍的作者提到這有傷國格的舉動，都感到非常羞辱而且無法否認。
[46]



私相授受或公開賜予的利益壓下了公爵和伯爵不滿的怨言，但是一位法蘭西貴族(他可能就是巴黎的羅伯特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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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敢登上寶座，坐在阿歷克塞的身旁。鮑德溫不願事態擴大，明智地加以斥責，他憤怒地用野蠻的腔調大聲叫喊：「誰這麼毫無教養，自己坐在座位上，讓這麼多英勇的軍人站在他的四周？」皇帝仍舊不動聲色，掩藏心中的憤怒，詢問通事這位貴族說話的含意，雖然他從姿態和表情這種身體語言可以猜想一二。阿歷克塞在朝聖者離開之前，一直想要知道這位大無畏男爵的姓名和狀況。羅伯特說道：

我是法蘭西人，在自己的國家是血統純正和歷史悠久的貴族。有一座教堂在我的領地附近，據我所知，在那裡的人都想用一對一的決鬥來證明自己的勇敢。他們向上帝和聖徒祈禱，希望能有一個敵人出現。我經常去那座教堂，沒有發現一個敵手敢接受我的挑戰。

阿歷克塞在讓這位挑戰者告退之前，對他從事土耳其人的戰事提出一些謹慎的勸告。在他的時代和國家，這類活潑生動的例子還不斷在歷史上出現，讓人感到趣味盎然。


 八、十字軍的兵力數量和對尼斯的圍攻(1097A.D.)

亞歷山大率領3.5萬名馬其頓人和希臘人發起針對亞洲的征服行動，獲得空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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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勝利完全靠著步兵方陣的實力和紀律。十字軍的主力是騎兵部隊，當軍隊在比提尼亞平原集結時(公元1097年5月)，武士和好戰的隨從騎著戰馬，總數是10萬名戰鬥人員，全部裝備著頭盔和鎖子甲。這些士兵的價值應該得到嚴謹而真實的記錄，這些歐洲騎士制度的精華人物，可能被全力供應雄壯的重裝馬匹。部分步卒也許被徵召來擔任斥候、工兵和弓箭手，但是那些一盤散沙的群眾，在毫無紀律和不聽指揮的狀況下損失殆盡。鮑德溫的隨軍神父估計在拉丁人的營地裡，除了教士和僧侶、婦女和兒童，還有60萬攜帶武器的朝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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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他的記載不是出於目擊或常識，完全是自己想像出來的數字。讀者聽到也許會嚇一跳，在從吃驚的狀況恢復之前，我還要提到這位神父的證詞，那就是如果舉起十字架的人都完成誓言，從歐洲遷移到亞洲的人員會有600萬之眾。在信仰的壓力下，我只有求助於更有見識和思考周密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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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檢查有關騎士制度的資料以後，指責沙爾特斯教士的可信度，甚至就山內高盧地區(就一個法蘭西人的地理知識)來說，是否能產生和遷移數量這樣龐大的群眾，都令人感到難以置信。

最冷靜的懷疑論者會記得，這些基督教的自願軍絕大多數從未見過君士坦丁堡和尼斯。宗教狂熱的影響力不僅異常而且短暫，很多人基於理性或怯懦、貧窮或衰弱留在家鄉，還有很多人為路途上的障礙所驅回，無知的狂熱分子從未預料到有這麼多難以克服的困苦。野蠻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國土上到處是暴露的白骨，他們的先鋒被土耳其的蘇丹全部殲滅，剛開始的冒險行動受到刀劍、天候和疲累的打擊，損失幾達30萬人。然而還有數以萬計的人員留得性命繼續趕路，堅持神聖的行程，連他們自己都感到驚訝，也使希臘人覺得不可思議。安娜公主用生動的語言也難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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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她所看見和聽到的狀況，已經到了無法表達的程度，人數之多好比成群的蝗蟲、樹木的葉片花朵、海邊的沙粒甚或天上的群星，使得阿歷克塞的女兒大聲喊叫，他們從歐洲傾巢而出投向亞洲。就像古代的主人大流士和薛西斯，率領數量含糊籠統的群眾，同樣引起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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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還是相信，尼斯的圍攻參加作戰的人數最多，因為這是拉丁人最早的一場作戰，後來無論在哪一個會戰的陣列或是單獨的營地，都沒有這樣龐大的兵力。作戰的動機、人員的素質和軍械的狀況完全展示得清清楚楚。部隊絕大部分成員包括法蘭西土著，低地國家、萊茵河兩岸和阿普裡亞派遣出的實力強大的增援部隊，從西班牙、倫巴第和英格蘭吸引一些亡命之徒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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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愛爾蘭及蘇格蘭遙遠的沼地和山區，一些赤裸和野蠻的狂熱分子前來投效，他們在家鄉凶狠無比，到了海外不能適應作戰的要求。如果剝奪最貧窮和最衰弱的基督徒獲得朝聖的成就，這種適當的謹慎就會被迷信譴責為褻瀆神聖的行為。那些無用的群眾只會動口不會動手去做，他們會遍佈希臘帝國各地，直到他們的同伴打開和確保天主道路的安全。只有一小部分殘餘的朝聖者越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得到允許能去朝拜聖墓。

北國人民的體質被敘利亞熾熱的陽光炙烤得枯焦，蒸發的瘴氣很容易傳染疾病。他們還有大手大腳的浪費習性，很快消耗完所儲存的飲水和糧食。他們的數量之多使得內陸地區無法負擔他們的需求。海岸非常遙遠，希臘人民很不友善，不管哪個教派的基督徒都逃避一空，免得遭受教友貪婪而又殘酷的洗劫。在饑饉可怕的本能需求之下，他們有時將幼小或成年的俘虜殺死，將肉烤來分吃。在土耳其人和薩拉森人的印象裡，歐洲的偶像崇拜者博得「食人者」的名聲，讓人極為厭惡。有些探子潛進博希蒙德的廚房，看到人的屍體在烤肉架上轉動。這名富有心機的諾曼人鼓勵傳播這種報道，雖然會使不信的異教徒憎恨這種行為，但同時也能增加他們恐懼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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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樂意詳敘十字軍剛開始時的發展過程，並描繪當時歐洲的情勢和狀況。他們那種盲從的建樹靠著實力來達成，所有的記載出於無知，冗長而類似的介紹應該予以簡化。他們最初在尼科米底亞附近的地區紮營，然後陸續分兵前進，通過希臘帝國已經縮小的國境，穿越山嶺打開一條通路，開始包圍對方的首都，用宗教戰爭來對付土耳其蘇丹。羅姆王國的疆域從赫勒斯滂海峽延伸到敘利亞邊界，成為到耶路撒冷朝聖之途的阻礙。蘇丹是塞爾柱人，名字叫克利吉·阿爾斯蘭或索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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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第一任征服者的兒子，防衛土耳其人自認為屬於自己的國土，他的作為值得敵人的稱讚，他的奮勇抵抗長存於後裔的記憶之中。他對來勢滔滔的洪流開始時只能忍讓，將家庭和金庫存放在尼斯，帶著5萬人馬退到山區。基督徒圍攻的大軍形成一個大約6英里並不完整的包圍圈，他曾經兩次從山上衝下來，突擊他們居住的營地或軍營。尼斯高聳和堅固的城牆前面有一道深邃的壕溝，側面有370座塔樓加以掩護，位於基督教世界的邊緣地帶，穆斯林有精良的訓練和高昂的士氣。法蘭西諸侯在城市的前面佔領各人的位置，發起的攻擊缺乏協調聯繫或指揮關係，靠著競爭激發各自的勇氣。但是作戰的勇氣為殘忍所玷污，相互的競爭墮落成猜忌和烏合之眾的混亂。

尼斯的圍攻作戰之中，拉丁人運用古老的技術和器具，像是挖掘地道、使用攻城沖車、編組龜甲陣、構建衝擊塔或活動式木塔、人工縱火、弩炮或石弩、投石器，以及發射石彈或標槍的十字弓，等等。圍攻軍在7周之內浪費無數的勞力和生命，已經獲得了相當的進展，特別是雷蒙伯爵最為賣力。城市西邊的阿斯卡裡烏斯湖延伸出去幾英里路遠，只要土耳其人能控制這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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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延長抗拒的時間，也能保障逃走的安全。阿歷克塞謹慎積極地供應征服的工具，相當數量的船隻被裝上地面的橇車，從海洋拖進內陸的湖中，船上運載技術最佳的弓箭手。蘇丹的女眷在逃走的途中被攔截，尼斯在陸地和海洋兩面都被包圍。一名希臘的密使說服居民，只要及時投降就可以獲得皇帝的保護，拯救他們免於歐洲野蠻人的暴行。在獲得勝利或希望的時刻，十字軍人員雖然渴望殺戮和搶劫，但看到皇帝的旗幟在城堡上面飛揚，還是感到十分敬畏。阿歷克塞保持猜疑和警覺，保護這次重要的征服不要產生意外。首領獲得榮譽和利益，使得抱怨的聲音慢慢停止，他們休息9天以後，在一位希臘將領的引導之下直接向著弗裡吉亞進軍。他們懷疑這位將領暗中安排的行動獲得了蘇丹的默許。皇帝很禮遇地送還索利曼的妻室和主要的僕傭，沒有要求贖金——這一對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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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俠義行為被解釋為背叛基督教的大業。


 九、多里利烏姆會戰及鮑德溫建立埃德薩公國(1097—1151A.D.)

首都的失守使得索利曼憤怒不已，但是他並沒有感到驚懼害怕，看到西部蠻族這種奇特的入侵方式，對於臣民和盟友發出警告。土耳其的埃米爾遵從忠誠或宗教的召喚，土庫曼群眾紮營在他的旗幟周圍，概約計算全部兵力是20萬或36萬人馬。然而索利曼耐心等待，不願提前動手，他將部隊保持在側翼，伺機而動，直到對手越過海洋和希臘邊區。十字軍編成兩個縱隊，採取輕率卻充滿自信的行動，現在這兩支部隊分離，進軍至視線之外。他們離弗裡吉亞的多里利烏姆還有幾英里路時(公元1097年7月4日)，左翼的兵力較為薄弱，受到土耳其騎兵部隊的奇襲，幾乎全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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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熱的天候、濃密的箭雨和狂野的進攻，使得十字軍人員陷入困境。他們喪失秩序和信心，只靠著個人的英勇維持局部的戰鬥，就是博希蒙德、坦克雷德和諾曼底的羅伯特親自上陣都無法發揮作用。他們能恢復鬥志，在於看到戈弗雷公爵使人精神為之一振的旌旗，他帶著韋爾芒德瓦伯爵和6萬名騎兵飛奔前來援救，隨後還有圖盧茲的雷蒙和普伊主教，以及神聖大軍的其餘人員。沒有片刻的耽擱，他們重整隊形，展開第二次的會戰。

兩軍經過一番苦戰還是不分勝負，通常他們輕視希臘和亞洲不諳戰陣的民族，現在雙方承認只有土耳其人和法蘭克人夠資格獲得士兵的稱呼。他們的接戰基於武器和訓練的對比，顯得變化多端而且勢均力敵：直接的衝鋒和迂迴的運動、平放的長矛和揮舞的標槍、沉重的寬劍和彎曲的軍刀、累贅的鎧甲和飄動的長袍，以及韃靼的長弓和西方的強弩。強弩就是十字弓，是一種致命的武器，東方人在當時還不知道它的性能。1只要有精力充沛的戰馬和裝滿箭矢的箭囊，索利曼就能在白天維持優勢，4000名基督徒為土耳其的利箭射穿身體。到了傍晚，敏捷的機動屈服於強大的實力。雙方還是保持概等的兵力，但是數量之多使得戰場的地面無法容納，將領也無法有效掌握。最後到來的生力軍是雷蒙和他的「鄉巴佬」，他們轉過山嶺攻向精疲力竭敵軍的側背，決定了漫長搏鬥的勝負。除了一些沒有名聲和無法計算的群眾之外，3000名異教徒武士在會戰和追擊中被殺，索利曼的營地遭到洗劫。拉丁人獲得種類繁多的昂貴戰利品，他們對異國的武器和飾物感到好奇，單峰和雙峰駱駝都是前所未見的動物。蘇丹迅速撤退證明十字軍贏得了重大的勝利，他的軍隊在遭受重大損失後還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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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名衛士。索利曼將羅姆王國的臣民疏散一空，盡快向東部的兄弟之邦懇求給予援助，激起同仇敵愾的信念。

十字軍橫越小亞細亞實施500英里的行軍(公元1097年7月—9月)，通過荒蕪的土地和遺棄的城鎮，沒有發現一個朋友或敵人。地理學家
[60]

 可以描繪出多里利烏姆、皮西底亞的安條克、伊康、阿徹拉伊斯和日耳曼尼西亞的位置，可以拿古代的稱呼來與現代的名字相比較，像是埃斯特意為古老的城市、阿克息爾意為白色的城市、科尼、埃萊利和馬拉什。朝聖者穿越一處沙漠，要用銀幣才能換到一口水，他們為難以忍受的口渴所折磨，到達第一條溪流的岸邊，狂奔和痛飲對於不守秩序的群眾來說會帶來災害。他們攀登陶魯斯山脈陡峭而滑溜的斜坡，不僅極為勞累而且十分危險，很多士兵為了腳下的安全而拋棄武器。如果不是因為地勢的險惡使他們的前方空無一人，只要有少數勇敢的敵軍把守，就會將漫長而又充滿恐懼的行軍行列逼下懸崖。兩位最受尊敬的首領洛林公爵和圖盧茲伯爵，坐著人抬的舁床；雷蒙從毫無希望的重病中復原，據說是奇跡出現；戈弗雷在皮西底亞山區進行粗野和危險的狩獵，在追逐時被一隻熊抓傷。

為了使當前陷入狼狽的狀況獲得改善，博希蒙德的表弟和戈弗雷的弟弟被派遣離開主力向前挺進，兩個人各自率領500名和700名武士的部隊，用火速的行動佔領西利西亞的山嶺和海岸，掌握科尼和進出敘利亞的門戶。諾曼人的旗幟首次插上塔爾蘇斯和馬米斯特拉的城牆。鮑德溫不僅自負而且發生不公正行為，終於使忍讓和寬厚的意大利人大為冒火，他們在一場自私而邪惡的爭執中，不惜拔出神聖的刀劍惡言相向。榮譽是坦克雷德的動機，而名聲是他的報酬，但是運道眷顧他的對手唯利是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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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德溫奉命去協助一個希臘或亞美尼亞的暴君，他過去曾長期忍受土耳其人高壓所帶來的痛苦，如今合法統治著埃德薩的基督徒。鮑德溫的身份是暴君的義子和擁護他的戰士，但是等到他被引進這座城市，馬上煽動民眾殺害他的義父，佔領遺留的寶座和金庫，迅速展開徵服行動，據有亞美尼亞的山地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平原，建立第一個法蘭克人的公國，疆域越過幼發拉底河，維持統治的時間有54年(1097—1151 A.D.)。


 十、安條克的攻防及十字軍所遭遇的艱困和災難(1097—1098A.D.)

法蘭克人在進入敘利亞之前，已經浪費了整個夏季和秋季。到底是圍攻安條克還是在冬季分散兵力休養生息，在軍事會議上引起激烈的爭吵，所具有的武力和對聖墓的憧憬逼得他們採取行動。決定發起攻擊的一方舉出充分的理由，說是他們入侵的聲勢和兵力在逐日下降，隨著時日的拖延將會倍增守軍的勝利機會。敘利亞的首都受到奧龍特斯河的保護，九個拱門的「鐵橋」因高塔的巨大閘門而得名，兩座高塔建造在橋的兩端。諾曼底公爵用武力克服了這個阻礙，他的勝利讓30萬十字軍得以從這一通道進入。有關兵力的數字因損失和逃亡而有斟酌的餘地，回顧尼斯的作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實在過分誇大。要是對於安條克加以敘述，亞歷山大和奧古斯都的繼承人將之建設得何等雄偉壯麗，而在土耳其人的統治下則是如此的荒蕪敗壞，我們很難在古代和現代之間界定出中古時期的範圍。特特拉波裡斯又被稱為「四城之都」，要是我們還能保有它的名字和位置，周長12英里可以在裡面留下很大一塊空曠地區。400座高塔的設置，跟只有5個城門的狀況並不是很吻合，這在圍攻作戰的歷史中經常提到的。

然而安條克仍舊繁華有如昔日，是一個面積廣大和人口眾多的首都。負有地區指揮之責的巴吉西安是資深的族長，在土耳其的埃米爾中位居首位，他的守備部隊有6000到7000名騎兵以及1.5萬到2萬名步卒。據說有10萬名穆斯林死於刀劍之下，他們的人數可能會少於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敘利亞人，這些異教徒在塞爾柱家族的統治下，至多過了14年的奴役生活。一段堅實和雄偉的殘餘城牆在山谷中巍然聳立，高度有60英尺，在運用的工藝水平和人工材料上，或許還有不足之處，但可以用河流、沼澤和高山來加強防禦的功能。雖然有這些工事和堡壘，但是城市輪番被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奪取，這樣大的防守區域和城牆周長，在攻擊之下會產生很多的弱點和漏洞。

安條克的圍攻作戰(公元1097年10月21日—1098年6月3日)大約在10月中旬形成包圍圈，這種執行的氣魄只能說是暴虎馮河的舉動。十字軍的勇士能夠在戰場上盡可能地發揮勇氣和實力來達成任務，經常遭遇的狀況像是突然的出擊、糧草的收集、運輸隊伍的攻擊和防禦等，他們總是能獲得勝利。我們只能說是感到遺憾，他們的功績有時被誇大到難以置信和不符合事實的程度。戈弗雷用他的長劍將一個土耳其人從肩到尻砍成兩截，這個不信者的半段身軀掉落在地，另外一半還留在他的坐騎上面被帶進城門。當諾曼底的羅伯特騎在馬上與對手廝殺時，他用虔誠的語氣大聲叫道：「我要將你的頭奉獻給地獄的魔鬼。」話沒說完，他用劈砍的動作實施雷霆一擊，將敵人的頭從頸部很利落地斬下來。這種卓越的武功無論是真有其事還是僅是傳聞，都會讓穆斯林得到教訓，乖乖地留在城牆裡。對付這些土夯或石砌的城牆，劍和矛都是無法發揮效用的武器。

十字軍怠惰無知，使得圍城的各項工作只能緩慢和陸續地進行，對於用人力製作的攻城器械和工具，缺乏創造的技術、購買的金錢和勤勉的習性。他們是靠著希臘皇帝的財富和知識，獲得有力的協助才能完成對尼斯的征服。目前阿歷克塞還沒有來到實地，一些熱那亞人和比薩人的船隻給予的供應不足，他們受到宗教或貿易的吸引來到敘利亞的海岸。補給的數量很少，返回又靠不住，運輸的過程困難而又危險。性格散漫或是實力衰弱使法蘭克人無法構成完整的包圍圈，有兩個城門始終保持自由通行的狀況，能夠補充城市缺乏的物資和徵召所需守備部隊。過了7個月，他們的騎兵部隊都已毀滅以後，因饑饉、逃亡和勞累產生重大的損失，十字軍沒有任何進展。要不是拉丁人的奧德賽——那位智勇雙全和雄心壯志的博希蒙德，運用狡詐和欺騙的用兵技巧，他們距離成功將更為遙遠。

安條克的基督徒人數眾多而且心存不滿。菲洛茲是敘利亞人，後來背叛基督教，改信伊斯蘭教，獲得埃米爾的歡心，負責指揮三座高塔的防衛。他偽裝成為了拉丁人而悔改，其實可能是為了自己，從事出賣和背叛等極為污穢的勾當。為了相互的利益，菲洛茲很快與塔倫托的諸侯建立暗中的聯繫：博希蒙德在會議時向這些首領宣佈，他有辦法將這座城市奉獻到大家的手裡，但是為了論功行賞，要讓他統治安條克。這個提議在嫉妒的同僚反對之下遭到拒絕，最後大家陷入困境只能勉強同意。法蘭西人和諾曼人的諸侯實施夜間突襲，博希蒙德率領士兵攀登從城牆上拋下的雲梯。菲洛茲在謀殺顧慮太多的弟兄以後，這位新入教者擁抱和引導基督的僕人十字軍衝進城門。等到穆斯林發覺大勢已去，無法挽回，只能引頸受戮。城中的要塞還是拒絕投降，這時勝利者反而很快被一支大軍包圍得水洩不通。

克波加是摩提爾的君主，率領28位土耳其埃米爾，前來解救安條克。基督徒有25天處於毀滅的邊緣，哈里發和蘇丹的部將表現出傲慢的態度，留給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奴役或死亡。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十字軍集結殘留的實力，從城市出擊，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公元1098年6月28日)，消滅或擊潰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烏合之眾，根據他們很保守的報道有60萬人。要想完成這一不可思議的戰鬥，似乎只有上天的幫助才能達成。法蘭克人有大無畏的精神和在絕望中奮鬥的勇氣，這才是他們在安條克獲得勝利的主要人為因素，還有就是經驗不足和過分狂妄的敵手受到襲擊以後發生混亂和恐懼的現象。對於這場會戰的敘述就像作戰過程一樣雜亂無章，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克波加的帳幕非常寬大，如同一座可以移動的宮殿，到處都是亞洲的華麗奢侈品，可以容納2000位人員。我們特別要提到他有3000名衛士，人和馬都配備著全鋼的護身甲冑。

在安條克的圍攻和守備這段事故頻仍的時期，十字軍享受勝利的狂歡，接著陷入絕望的深淵，他們的肚子因豐盛的宴飲而撐飽，但很快就為缺乏糧食而變得羸弱不堪。思考周密的理性之士會假設，宗教信仰會對他們的行為產生強有力的影響，十字軍的戰士是聖墓的解救者，過著節制和純潔的生活，完成在塵世的準備工作，每天都在期待成為殉教的聖徒。經驗會將這些仁慈的錯覺拋到九霄雲外，歷史上很少能看到一場戰爭會像在安條克城下的那場瀆神戰爭般，到處展現著酗酒狂飲和淫亂雜交的情景。月桂女神的樹叢不再青蓋亭亭，然而敘利亞的習氣還是縱情聲色如同往昔。基督徒受到種種誘惑的勾引，不論是為本性還是外在聲色所激勵。首領的權威被下屬藐視，在這些引起反感的騷亂狀況之下，講道和訓誡同樣毫無成效可言，福音的純潔只會引起厭惡之感，要想導正軍隊的紀律完全是隔靴搔癢。

在圍攻和佔領安條克最早的那些日子裡，法蘭克人對於糧食的消耗抱著惡意和自私的想法，對儉省使用就可供應數周或數月的存糧任性地加以浪費。赤地千里的國度不再生產一點軍需品，圍攻的土耳其人用武力隔絕法蘭克人對外的聯繫。物資匱乏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疾病叢生，冬季的淫雨、夏日的酷熱、腐敗的食物和獄中擁擠的群眾，會使悲慘的狀況變本加厲。饑饉和瘟疫所呈現的景象看來極為類似，同樣為人所厭惡。我們靠想像也許就能料到這些苦難的性質和解決的方法，剩餘的財富或戰利品被濫用在購買最粗糙的食物上，窮人所遭遇的災難必定極其可怕。3個馬克的銀幣才能買到一隻山羊，瘠瘦的駱駝要15個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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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德斯伯爵降低身份乞求一頓晚餐，戈弗雷公爵要借用馬匹。營地舉行校閱時有6萬匹馬，到圍城的末期減為2000匹，在會戰的日子為了滿足任務要求，想要集結200匹馬都很困難。身體的衰弱和內心的恐懼熄滅了朝聖者的宗教狂熱，求生的慾望完全壓制了榮譽和信仰的動機。

在所有的首領之中，3位英雄人物毫無畏懼之感，他們的作為沒有受到譴責：布永的戈弗雷基於崇高的理想和宗教的虔誠；博希蒙德有開創的野心和貪婪的動機；坦克雷德獻身於騎士的精神，公開宣佈只要能率領40位武士，就決不放棄光復巴勒斯坦的偉大事業。然而圖盧茲和普羅旺斯的伯爵好像故意裝病；教會的責難將諾曼底公爵從海岸地區召回；偉大的休雖然在戰場指揮前鋒部隊，但是還抱著渺茫的機會想要返回法蘭西；沙爾特斯的斯蒂芬伯爵行動非常可恥，他放棄所背負的旗幟和所主持的會議；默倫的威廉子爵因運用斧頭的雷霆一擊而獲得「木匠」的綽號，他的逃走使得軍隊的士氣大為低落；隱士彼得的墮落會使聖徒蒙羞，他在鼓勵歐洲武裝起來對付亞洲以後，還想在一場必須的齋戒中逃避應有的苦修。還有一大群怯懦的武士，提到他們的名字會玷污傳記(一位歷史學家的說法)，他們得到「繩索舞者」的很可恥的稱呼，因為這些逃亡人員在夜晚從安條克的城牆垂吊下來。阿歷克塞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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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想進軍援助拉丁人，但在確定他們處於毫無希望的境地後，感到很失望。十字軍感到他們的命運已經處於絕望的境地，誓言和懲處都喪失了應有的效用，發現需要將士兵的住處放火燒掉，才能迫使他們到城牆上面去守衛。


 十一、聖矛的傳奇事件以及對敵作戰激起旺盛的士氣(1098A.D.)

他們靠著宗教狂熱才能獲得勝利和達成拯救的任務，現在卻讓他們陷入滅亡的邊緣。從事這樣的事業和處於這種類型的軍隊，通靈、預言和神跡是司空見慣之事，而且大家都很熟悉。安條克處於危險的局面下，他們一再提到奇特的力量和成就：聖安布羅斯曾經向一個虔誠的傳教士確認說，在解救和恩寵的時期來到之前，先要經歷兩年的考驗和試探；基督本人的親臨和斥責使逃亡行為停止；死者復生，為他們的兄弟繼續戰鬥；聖母瑪利亞赦免他們的罪孽；一個可見的徵兆恢復他們的信心，那就是帶著神的榮耀及時發現「聖矛」。他們的首領在這種情況之下運用的策略令人感到欽佩，並肯定可以得到原諒。一個目標虔誠的欺敵作為，不會是很多人經過冷靜策劃而成的。一個自願的騙子必須依靠聰明人和容易相信別人的群眾支持。

馬賽教區有一位教士，為人並不精明而且舉止相當隨便，他的名字叫作彼得·巴多羅買。他來到會議室的門口，說是聖安德魯的幽靈三次在他的夢中出現，交代重要的事項並且提出警告，不得隱匿上天的旨意。他重複使徒所說的話：

在安條克我的兄弟聖彼得的教堂裡，靠近高聳的祭壇，埋藏著長矛的鐵矛頭，這根長矛曾刺穿救世主的身體側面。這件永恆救贖的工具現在要用於塵世，在第三天要交給他的信徒。你們去尋找就會發現，高舉著它帶進戰場，神秘的武器會穿透邪惡異教徒的靈魂。

教皇的代表普伊主教裝出一副冷靜和不信的神色在傾聽，但雷蒙伯爵熱烈接受上天的啟示，身為忠誠的臣民，用使徒的名義被選擇來護衛這根聖矛。試驗發揮決定性作用，到了第三天，完成適當的祈禱和齋戒以後，這位馬賽教士帶著12名值得信任的旁觀者，包括伯爵和他的隨軍神父，閂上教堂的大門以免衝動的群眾闖入。在指定的位置將地面清理乾淨，工作人員輪班換手，挖到12英尺的深度，沒有發現要尋找的目標。到了傍晚，雷蒙伯爵回到他的崗位，疲勞的助手開始抱怨，巴多羅買穿件襯衫赤著腳大膽跳進坑內，黑暗的時辰和地點可以讓他秘密存放一個薩拉森人的矛頭。碰撞到鐵器的聲音和閃光引起一陣虔誠的狂喜，聖矛從隱秘的地點被發掘出來，用絲質和黃金的幕布包裹，展示給十字軍人員觀看。大家都表現出恭敬的態度，焦慮不安的群眾爆發出歡樂和充滿希望的叫聲，士氣沮喪的部隊再度燃起宗教狂熱的英勇。無論這些首領是在施展計謀還是訴諸感情，他們要用各種手段來改善當前不利的狀況，主要還是部隊的紀律和獻身的精神。士兵帶著神的指示回到住處，讓他們的心靈和身體得到休整以應付迫近的戰鬥，願意奉獻自己和馬匹最後一絲力量，期待次日清晨可以獲得勝利的出擊信號。

在紀念聖彼得和聖保羅的節期，安條克的城門大開，一隊教士和僧侶的行列高唱著充滿戰鬥意味的讚美詩：「願神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敗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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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序列排成12個師代表光榮的12位使徒。雷蒙沒有出戰，就將聖矛托付到隨軍神父的手裡。基督的僕人甚或他的仇敵，都能感受到這件遺物或紀念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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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意外、一個計謀或一個謠言，甚或一種奇跡的形態，使得強大的力量更為提升。三位武士穿著白袍，拿著燦爛奪目的兵器，像是從山上現身。教皇的代表阿德瑪大聲宣告，他們是殉教的聖喬治、聖狄奧多爾和聖莫裡斯。在會戰的動亂之中沒有時間去懷疑或查證，大受歡迎的幽靈使狂熱的軍隊意亂神迷、目為之眩。在危險和勝利的時刻，大家一致認同馬賽的巴多羅買所宣揚的啟示。完成塵世的服務以後，圖盧茲伯爵因護衛「聖矛」有功，獲得個人的名位和豐盛的恩典，激起對手的嫉妒，也喚醒他們的理性。有一位諾曼僧侶用理智的精神，詳細分辨傳奇的事實、發現聖矛的環境以及預言的性質。虔誠的博希蒙德將得救完全歸功於基督的說項求情。

就在這個時候，行省的地方部隊為了捍衛本族的保護人，不惜大聲喧囂和運用武力，提到幽靈重新出現，譴責褻瀆的懷疑分子，竟敢查問發現聖矛的真相和建立的功勳，應該處以死刑，打下地獄。顯靈的始作俑者受到普遍的質疑，被逼得要拿生命和真相來面對上帝的裁判。在營地的中央用乾燥的柴束，堆成4英尺高和14英尺長的柴堆，燃燒的烈焰騰空而起，有30肘尺高，柴堆中間留下狹窄的通道，只有12英吋寬，用來進行危險的考驗。馬賽這位運道乖戾的教士，靠著技術和速度穿過火堆，不過熾熱的高溫灼焦他的大腿和腹部，次日因傷重去世。那些相信聖矛的發現的人對這件事非常關切，根據常情推斷，說他為了抗議，情願一死，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和事實的真相。行省的地方部隊也盡了很大的努力，他們想用一個十字架、一個指環或是一個神龕來替代聖矛，這些建議受到藐視，很快從記憶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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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後來的歷史學家都用嚴肅的態度提及安條克的顯靈事件，像這樣的狀況表現出無知和輕信有了很大的進步，當時當地受到懷疑的神跡，相隔一段時間和距離以後就會被盲從的信徒所接受。


 十二、法蘭克人進軍以及對耶路撒冷的圍攻與征服(1098—1099A.D.)

法蘭克人出於明智或機遇延緩了他們的入侵行動，要等到土耳其帝國陷入衰弱的狀況才下手。初期三位蘇丹運用氣度宏大的治理之道，亞洲的王國在和平與公正之中恢復統一的局面，他們親自率領兵多將廣的軍隊，作戰的勇氣與西方蠻族不相上下，在紀律和訓練方面佔有優勢。但是在十字軍的時代，馬立克沙王的四個兒子爭奪繼承權，私人的野心沒有察覺到公眾的危險。他們的運道處於不斷變化的境地，皇室的家臣不知道也不關心真正要效忠的目標。28個埃米爾打著克波加的旗幟進軍，這些人原本是他的對手或敵人。他們從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的市鎮和帳篷中急著徵召兵員，土耳其的百戰雄師越過底格里斯河運用或消耗在內戰之中。埃及的哈里發抓住了土耳其衰弱和混亂的大好機會，恢復已失去的古老統治權利。他的蘇丹阿菲達爾圍攻耶路撒冷和提爾，驅逐奧爾托克的子女，讓法蒂瑪世繫在巴勒斯坦重新掌握民事和宗教的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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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聽說基督教的大軍從歐洲向亞洲進發，感到大為驚異，很高興西方蠻族在會戰和圍攻中擊潰土耳其的勢力。無論如何，土耳其人是教派和國家的敵手。但是這些基督徒同樣也是先知的世仇，自從他們佔領尼斯和安條克以後，埃及人逐漸明瞭十字軍的動機，知道他們會繼續向著約旦河甚或尼羅河前進。

開羅的寶座和拉丁人的營地維持著信函和使者的交往，關係的密切或冷落視戰爭的發展而定。他們之間表現出的自以為是的對立態度，完全是愚昧無知和宗教狂熱所產生的結果。埃及的大臣用傲慢的口氣宣稱，或許會用溫和的語調暗示，他們的君主是真正的信徒領袖，要從土耳其人的高壓統治下拯救耶路撒冷，朝聖者要是能將人數分散而且放下武器，就會在耶穌的墓地受到安全而友善的接待。哈里發穆斯塔利相信十字軍處於即將敗北的情勢，藐視他們的武力，監禁派去的代表。安條克的征服和勝利使他感到害怕，為了懇求所向無敵的勇士，贈送馬匹、絲袍、花瓶和成袋的金銀作為禮物。他們在評估這些首領的功勳或勢力之後，決定首先接納博希蒙德，戈弗雷排在其次。十字軍的答覆非常肯定而且眾口一詞。他們拒絕去探究穆罕默德信徒私下的主權要求或認定，不論這些人使用哪種名義或是哪個民族，耶路撒冷的篡奪者就是他們的敵人。不要再去想規定朝聖的方式和時程，只有及時投降為上策，他們應該趕快將城市和行省全部交出來，這是屬於基督徒的神聖權力，如果這樣做可以將之當成盟友，否則就會受到大禍臨頭的攻擊。

但是就在十字軍擊敗克波加，光榮的獎品就在眼前可以伸手攫取的時候，對耶路撒冷的攻擊還是延遲了10個月(公元1098年7月—1099年5月)。他們的熱誠和勇氣在勝利的那一刻已經冰消瓦解，他們不願一鼓作氣地趁勢進軍，而是要完全鬆弛下來享受敘利亞的奢華生活。我們發現十字軍停止作戰的主要原因，在於缺乏足夠的兵力和下屬的單位。在安條克的攻防戰鬥中，士兵們承受了極大的辛勞和痛苦，騎兵部隊都已損耗殆盡，饑饉、疾病和逃亡使每個階層都損失了數以千計的人員。對於充沛的資源不知節儉運用，浪費的結果造成第三度的饑荒。暴飲暴食和物資匱乏的交替作用產生流行的瘟疫，有5萬名朝聖者被奪去性命。幾乎沒有人能夠控制全局發號施令，根本沒有人願意聽命服從。對外的畏懼可以抑制內部的宿怨，等到危難的狀況解除，敵對的行為或情緒再度死灰復燃。鮑德溫和博希蒙德的運道和財富激起戰友的嫉妒心；他們召募最勇敢的武士前去防衛新成立的公國；雷蒙伯爵對敘利亞的腹地進行無益的遠征，耗盡了他的部隊和錢財。

整個冬季在爭執四起和騷動混亂的狀況下度過，等到春天，又恢復了榮譽和宗教的情操，低階士兵受到野心和猜忌的影響較少，首領的怠惰激起憤怒的喧囂。強勢軍隊的殘部在5月由安條克向拉奧狄凱亞進軍，在4萬拉丁人當中，可以立即服勤的人員只有1500名騎兵和2萬名步卒。從利巴努斯山到海岸的行軍都很順利，沿海地區的熱那亞和比薩商人慷慨供應缺乏的補給品。的黎波里、提爾、西登、亞克和愷撒裡亞的埃米爾奉上大量的捐獻，允許十字軍自由通行，保證要遵循耶路撒冷的先例。十字軍從愷撒裡亞出發向著內陸前進(公元1099年5月13日—6月6日)，他們的教士認出利達、拉姆拉、伊茂斯和伯利恆這些神聖的地點，一旦遠遠看到聖城，十字軍就會忘記所有的勞累，宣示他們應得的報酬。

耶路撒冷的圍攻作戰值得懷念，不僅次數很多而且極為重要，在這方面聖城享有大名。經過漫長和堅持的鬥爭之後，巴比倫和羅馬才能壓制人民的頑抗，崎嶇的地面或許可以取代堡壘的作用，對於很容易進入的平原，則要用城牆和高塔來加強防禦的能力。在十字軍的時代，這些阻礙的作用變得極為微弱。堡壘在過去全部受到摧毀，雖然經過修復，但還是不夠理想，猶太人的民族和宗教已被永久驅離。但天然的形勢比起人事的滄桑還是更難以改變，耶路撒冷坐落的位置發生了局部的遷移，沒有過去那樣險峻，但仍舊是一座堅城，可以抗拒敵軍的攻擊。埃及的薩拉森人從最近一次的圍攻和三年的佔領經驗中，知道這個地方的弱點何在，經過相當程度的彌補和改進，無論是榮譽或宗教都不容他們棄守不顧。阿拉丁是哈里發的部將，受命負責防務，他的策略是努力約束當地的基督徒，讓他們感到畏懼，威脅他們說，聖墓會隨著他們一起毀滅；然後用獲得現世和永恆的報酬的保證來鼓勵穆斯林。據說他的守備部隊有4萬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如果他能集結2萬居民，整個的兵力已經超過圍攻的軍隊。要是拉丁人的實力和人數都已減少，還能掌握整座城市約有4000碼(相當於2.5英里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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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周長，那麼他們為什麼要下到本·赫農的谷地和凱德倫的急流，
[69]

 或者是趨近南邊和東邊的懸崖，難道這些地點還能給他們帶來希望或是畏懼？他們的圍攻更為合理的方向應該是指向城市的北邊和西邊。

布永的戈弗雷在骷髏地的第一個高地豎起他的旗幟。從左翼一直到聖斯蒂芬門，坦克雷德和兩位羅伯特繼續維持攻擊的戰線。雷蒙伯爵從面前的要塞到西昂山山腳建立連續的營地，那時的西昂山已經不再包括在城區的範圍內。十字軍的圍攻作戰(公元1099年6月7日—7月15日)在第五天帶著宗教狂熱的希望發起全面攻擊，沒有製造攻城器具來衝破防壁，也沒有準備雲梯攀登城牆，僅僅靠著一股蠻力突破第一層障礙。他們損失了相當多的人馬，很不光彩地被逐回營地。顯靈和預言這些宗教的伎倆，濫用以後就會減弱影響力，發現只有時間和辛勞是獲勝的工具。

圍攻的過程在全力施為之下堅持了40天之久，但他們遭遇災難吃盡苦頭，一再受到饑荒這種最古老禍害的打擊，這也要歸咎於法蘭克人貪吃成性而且胃口很大。耶路撒冷遍地岩石，缺乏可以飲用的水源，稀少的山泉和湍急的河流到了夏季全部乾涸，不像城市可以用人工的方式準備儲水池和供水渠道，圍攻部隊的飲水問題無法獲得解決。周圍地區同樣缺少樹林以提供遮陰或提供建築的材料，但是十字軍在一個山洞裡發現一些木材。靠近示劍有一座森林，景色迷人的樹叢受到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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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頌，現已被砍伐一空。坦克雷德費盡力氣和技巧將需要的木頭運到營地，有一些熱那亞工匠正巧在雅法的港口登岸，前來協助規劃和製造攻城的器具。洛林公爵和圖盧茲伯爵出資，在他們的陣地構建兩座可以移動的木塔，避開最容易接近的路線，大家非常賣力地將其推到防禦工事最受忽略的地段。雷蒙的木塔被守城部隊縱火燒成灰燼，但是他的袍澤更為勇敢獲得了成功，守軍被他的弓箭手從防壁上驅離，木塔上的門橋被放了下來。這個星期五下午3時，正好與耶穌受難節同日同辰，布永的戈弗雷帶著勝利的神威，站在耶路撒冷的城牆上，全線戰士拿他做榜樣奮勇爭先。繼歐瑪爾征服耶路撒冷後，已經過了460年，他終於將聖城從伊斯蘭的魔掌下解救出來。

這群冒險家洗劫公眾和私有的財富，一致認同要尊敬最早登城者的統治權。最大一座清真寺的戰利品，70個金或銀製作的燈座和巨大的花瓶，被當成坦克雷德勤奮和努力的報酬。犯下大錯的信眾要用屠城來作為奉獻給上帝的犧牲：堅決的抵抗激起十字軍滿腔的怒氣，年齡和性別無法阻止懷著深仇大恨的暴行。他們屠城三日，死者的屍首無人處理，產生了一次傳染的瘟疫，7萬名穆斯林死於刀劍之下，順從的猶太人喪生在焚燬的會堂裡。他們仍舊保留大批俘虜，完全是基於利益的需要或厭倦才予以赦免。在十字軍這群野蠻的英雄人物當中，只有坦克雷德表現出惻隱之心；然而我們也會讚許雷蒙出於自私的寬大為懷，他同意要塞的守軍簽訂投降條約，放他們安全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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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墓現在已經自由開放，滿手血腥的勝利者已經完成了誓言所要求他們完成的使命。他們光著頭赤著腳，懷著悔罪的心情，在教士讚美詩的歌韻聲中，登上骷髏地的山頂，親吻覆蓋在救世主聖墓上面的石板，為這永生救贖的一刻流出喜悅和感恩的眼淚。凶殘的習氣和溫柔的情緒融合在一起，使得兩位哲學家產生不同的感想：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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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其視為極其容易的當然之事，另外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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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絕對荒謬而不敢置信。要求一個人在同一時間做出完全相反的行動，或許是過於嚴苛。重視德行的戈弗雷以本人為榜樣，提醒同伴要有虔誠的舉止，就他們在那個時候的看法，只要清潔自己的身體就會使心靈純潔。我不相信在參拜聖墓的最前列中，會有人熱衷於殺戮和劫掠的行動。


 十三、推選戈弗雷為耶路撒冷國王及統治的狀況(1099—1187A.D.)

這個值得紀念的事件後過了8天，拉丁人的首領要選出一位國王，保衛和統治已經被他們征服的巴勒斯坦，這時教皇烏爾班已過世，無法與聞。「偉大」的休和沙爾特斯的斯蒂芬帶著失去的名望黯然離開，後來經過很長時期的奮鬥，發起第二次的十字軍，終於光榮戰死，建立不朽的聲譽。鮑德溫在埃德薩、博希蒙德在安條克分別建立公國。諾曼底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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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法蘭德斯伯爵這兩位羅伯特，回到西方接受更為可靠的繼承權，總比留下競爭不毛之地的權杖要好得多。雷蒙的嫉妒和野心受到追隨者的指責，全軍一致發出自主和公平的歡聲，讚許布永的戈弗雷是基督教世界聲望最高的第一號勇士。他有高尚慷慨的氣魄，願意接受充滿危險和光榮的職責，在救世主戴著荊棘冠的城市，虔誠的朝聖者不願意有任何人僭用皇室的名號和紋章，耶路撒冷王國的創建者滿足於聖墓守護者和男爵這個平易近人的頭銜。

戈弗雷的統治只維持了一年(公元1099年7月23日—1100年7月18日)，時間太短，無法為公眾謀求幸福，即位不過兩個星期就受到戰場的召喚。埃及的蘇丹率軍接近，他們的反應太慢不能防止耶路撒冷的失守，現在急著採取報復的行動。伊斯蘭教徒在阿什凱隆會戰中全軍覆沒，拉丁人在敘利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法蘭西諸侯英勇善戰的聲名遍傳世界，他們在這次行動以後便長久告別聖戰。部分的光榮來自兵力相差的懸殊，法蒂瑪王朝的騎兵和步卒數以萬計，雖然我無法準確計算出兵力的數量，但是除了3000名埃塞俄比亞人或黑人受到嚴厲的懲罰能夠堅持不退以外，那些南方的蠻族在第一次的接戰中就四散奔逃，土耳其人的積極勇敢與埃及土著的懶散陰柔形成有趣的對比。等到蘇丹的劍與旗幟懸掛在聖墓以後，新即位的國王(他夠資格獲得這個頭銜)很高興地擁抱離開的戰友，讓英勇的坦克雷德僅維持由300位騎士和2000名士卒組成的軍隊，用來防護整個巴勒斯坦地區。

戈弗雷的統治很快受到一名新仇敵的攻擊，只有這個人將耶路撒冷的國王當成一個懦夫。普伊主教阿德瑪無論在會議還是戰場上都有極其卓越的表現，在安條克上次的瘟疫中亡故，其餘的教會人員只保留了他們性格中的傲慢和貪婪，他們曾用煽動的喧囂要求主教的選舉應該先於國王。合法教長的權柄和收益被拉丁教士篡奪，希臘人和敘利亞人受到異端或分裂的譴責，被排除在外，這被認為是合理的。東部的基督徒在解救者嚴苛的奴役之下，無比懷念阿拉伯哈里發寬容的統治。戴姆伯特是比薩的總主教，他長期接受羅馬見不得人的陰謀的訓練，帶著本國同胞的一支艦隊前來增援聖地，在沒有競爭對手的狀況下，成為教會有關宗教和世俗事務的領袖。新任教長立即攫取統治的權力，這是勝利的朝聖者用鮮血和汗水換來的。戈弗雷和博希蒙德願意舉行敘任儀式，從教長手裡接受封地的所有權。戴姆伯特還覺得不夠，要求對耶路撒冷和雅法有直接的所有權。這位英雄並沒有立即嚴詞拒絕，他願意與教士進行談判，將每座城市的四分之一讓給教會。戈弗雷過世後沒有子女可以繼承他的權力，故作謙遜的主教對於其餘部分最後的歸屬感到滿意，或許他以後會在開羅或大馬士革要求一個新的位置。

征服者要是沒有獲得教會的恩惠，這個新成立的王國雖然只有耶路撒冷和雅法，以及鄰近地區的20多個村莊和市鎮，還是會被人奪走。在這個狹窄的範圍之內，伊斯蘭教徒仍居住在很難攻陷的城堡之內。農民、商人和朝聖者還是經常面對國內的敵意。戈弗雷和他的繼承人也就是他的弟弟和表弟這兩位鮑德溫，靠著軍隊讓拉丁人過著更為舒適和安定的生活。後來他們向外擴張領土，雖然沒有數以百萬計的臣民，但看來與猶大和以色列古老的君王不分軒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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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從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甚至法蘭德斯和挪威的艦隊獲得強大的援助，陸續佔領拉奧狄凱亞、的黎波里、提爾和阿什凱隆這些濱海的城市以後，整個海岸地區從斯坎迪羅到埃及邊境，全部為基督徒的朝聖者所佔有。要是安條克的君主放棄最高的地位，埃德薩和的黎波里的伯爵都承認是耶路撒冷國王的諸侯，拉丁人統治的地區就越過了幼發拉底河，霍姆斯、哈馬、大馬士革和阿勒頗是穆斯林征服敘利亞以後僅剩的四座城市。

法蘭西民族和拉丁教會的法律和語言、習俗和稱呼，逐漸傳入海外的殖民地。按照封建制度的法律體系，主要的國家和下屬的領地可以由男性或女性的世系來繼承，但是第一代征服者的子女成為不成才的墮落一代，只能享受奢侈的生活，被時代淘汰。盼望從歐洲到達新的十字軍人員，只是偶爾出現的狀況。666位騎士服役執行封建制度的任期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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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可以獲得的黎波里伯爵麾下200位騎士的援助，每位騎士有4名騎馬的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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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弓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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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進入戰場。教會或城市供應5075名下級武士，可能都是步卒。王國全部合法的民兵組織不會超過1.1萬人，薄弱的守備兵力要對抗四周數以萬計的薩拉森人和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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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耶路撒冷的聖約翰醫院騎士
[80]

 和所羅門聖殿騎士，興建防禦能力最為強大的要塞，這些組織是寺院生活和軍事訓練最奇特的結合，雖然可能由宗教的狂熱所推動，但必定是由策略的需要所認可的。歐洲貴族的精英分子渴望參加這個備受尊敬的軍事階級，能夠佩戴十字架的標誌，立下神聖的誓言，精神和紀律可以永垂不朽。2.8萬個農莊或采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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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被捐出來，供養一支包括騎兵和步兵在內的正規軍隊，用來保護巴勒斯坦的安全。嚴峻的修道院生活很快在軍隊的演練中消失無蹤，這些基督徒士兵的傲慢、貪婪和敗壞使得人神共憤。他們要求罪行的豁免權和司法的權力，擾亂了教會與國家的和諧。他們出於猜忌的爭功心理，使得公眾的和平陷入危險的境地。但是在他們的行為最為荒唐放蕩的時期，醫院和聖殿騎士還是保持無所畏懼和宗教狂熱的特質，他們為了服務耶穌基督，將生死置之度外。騎士制度的精神是十字軍的本源和成果，後來這種組織從聖墓移植到馬耳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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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耶路撒冷條例》的頒布和法律體制的創立(1099—1369A.D.)

封建制度瀰漫著自由的精神，志願的十字軍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力量，要從最有價值的戰友當中選出他們的領袖。奴性成習的亞洲人在引進政治自由權的模式以後，還是無法察覺到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法蘭西王國的法律是來自平等和公正最純正的源頭，認同的首要與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獲得屬下的服從並且確保他們應有的福利。布永的戈弗雷接受最高行政長官的職位以後，立即請求拉丁朝聖者提出有關公眾和私人事務的建言和忠告，其中有些人精通歐洲的成文法和習慣法。就教士和俗家人員提供的資料進行商議後，戈弗雷獲得教長和所有貴族的核准，頒布《耶路撒冷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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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於封建制度的法律體系而言是一個極其寶貴的里程碑。這部新的法典上蓋有國王、教長和耶路撒冷行政司法官的印璽，存放在聖墓中，在後續年代經過增刪，內容更為豐富，巴勒斯坦法庭產生任何疑問都可以參考運用。等到王國和城市全部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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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珍貴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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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修正的程序使得這部成文法的殘篇，仍舊能夠保留到13世紀的中期。雅法伯爵約翰·第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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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地位重要的諸侯，用筆將這部法典恢復原狀，到公元1369年完成最後的修訂，供塞浦路斯的拉丁王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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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審判法庭由不同階層的人士組成，維持封建制度的司法公正和自由權利，這個辦法是布永的戈弗雷在征服耶路撒冷後制定的。國王親自主持高等法院或稱貴族法院，主要的組成人員是四位最顯赫的人物，加利利的王子、西頓和愷撒裡亞的領主、雅法和的黎波里的伯爵，還有就是傭兵司令或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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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一種特別的規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同是法庭的成員和法官。但是所有的貴族只要擁有領地就隨之獲得權力，具備資格參加國王所主持的法院，當然同時也要擔負起隨之而來的責任。對於所屬的部從和臣民，每位貴族召集會議時都會運用類似的法律體系和程序。領主和家臣的關係是出於榮譽觀念和自由意志的，身為恩主受到尊敬，保護部從是他的責任，但是他們會相互立下忠誠的誓言，雙方的義務會因任一方受到忽略而停止，要是受到傷害可以解除這種關係。有關婚姻和遺囑的事務與宗教密不可分，這部分權責為教士所剝奪，但是貴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采邑的繼承和時效，成為高等法庭最主要的工作。

無論公眾還是私人的權利，每位成員既是審判的法官又是自由權利的衛士。每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要用語言和刀劍支持領主提出的合法要求。但要是一位不義的長官竟敢侵犯臣屬的自由或財產，臣屬的同僚就會聯合起來，用言語和行為來支持他據理力爭。他們勇敢挺身而出辨明誰是誰非，要求恢復臣屬的自由或財產，得不到結果就停止對他的服務，將受委屈的弟兄從監獄裡救出來，可以運用任何一種武器來防衛自己的安全，但是不容對領主的人身做直接的侵犯，領主在他們的眼裡還是具有神聖的地位。在他們的訴狀、駁復和答辯中，法院的律師不但精明且敘述非常冗長，只是運用的理由和證據經常會被格鬥審判所取代。《耶路撒冷條例》在很多案件中同意使用這種野蠻的慣例，後來逐漸為歐洲的法律和風氣所廢止。

任何人只要涉及生命、肢體或榮譽的刑事案件，以及價值一個銀馬克的民事糾紛，就可以用決鬥來進行審判做出裁定。顯而易見地，在刑事案件中，格鬥是原告的特權，(除了受到叛逆賣國的指控外)可以用來報復個人所受到的傷害和屈辱，告訴人也可以依據代表的權利為死者討回公道。但是無論在什麼地點都要獲得證據，從控訴的性質而言，需要原告就這個事實提出證人。民事案件不容許拿格鬥作為工具，來使原告所要求的權利得以成立。但是原告有義務要提出證人，無論這個人是真知道還是裝著知道這個事實。這時格鬥的特權在於被告，因為被告可能指控證人犯有未遂罪，準備用偽證來剝奪他的權利。從這裡可以知道，民事的被告處於刑事案件告訴人的同等立場。接受格鬥並不能算是提出證據的方式，也不能當成反面證據，用來證明事實並未發生(這是根據孟德斯鳩的臆測)。

但是在任何案件中，挑戰的權利在便於使用武力對所受傷害求得補償，基於相同的原則和精神，格鬥審判如同私人決鬥要拚個你死我活。替代的鬥士只限於婦女、殘廢的男子或年滿60歲的人員。無論是被告、替代的鬥士、證人還是原告本人，戰敗一方的結局都等於受到死刑宣告。但是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受到喪失榮譽的懲罰和訴訟程序的敗北，證人和替代的鬥士被處以羞辱的死刑。在很多的案件裡，法官有權選擇是裁定還是拒絕格鬥，但是有兩種很特別的狀況，接受挑戰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要是一位忠實的家臣指責他的同僚說謊，而這位同僚用不公正的手段，對他們的領主要求任何部分的領地；或者是一位訟案敗北的當事人譴責法庭的審判和正直。在這兩種狀況之中，就後者而言，他可以譴責法庭的成員，但是處置的法條非常嚴厲和險惡。他要在同一天之內陸續與法庭所有的成員格鬥，甚至包括審判未出庭的人員，只要一次敗北，隨之而來的就是死亡和被剝奪榮譽的羞辱。在這種狀況之下，挑戰者沒有勝利的希望，更不可能有人願意冒險接受這種考驗。雅法伯爵在《耶路撒冷條例》裡採取合法而奧妙的方式，倡導榮譽而非迷信的原則，在程序上盡量造成很多不便之處，能夠規避格鬥審判的運用，這種做法真是值得大家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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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平民從封建暴政的高壓統治下解救出來，在種種頒行的措施中，各座城市和市政當局的規章制度可以發揮很大的力量。如果巴勒斯坦遭遇的狀況與發生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在同一個時代，其獲得的好處是有幸加入最古老的拉丁世界。很多朝聖者參加十字軍的陣營是為了逃離領主，法蘭西諸侯的策略是要保證他們獲得自由的特權和利益，這樣才能讓他們願意留在此地。《耶路撒冷條例》很清楚地表達了這種精神，布永的戈弗雷為騎士和領主設置由他主持的貴族法庭以後，接著又成立了第二級的審判法庭，由城市的行政司法官代表他負責。下級法院的管轄權延伸到整個王國的自由民，選擇若干言行謹慎和家世良好的市民組成法庭，經過宣誓要依據法律對地位相等的人員，就他們的行為和財產實施審判和裁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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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和拓殖新興城市，激起國王和所屬主要諸侯沿用耶路撒冷的先例，在聖地丟失之前設置三十幾個類似的市政組織。敘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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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說東部基督徒是另外一種階層的臣民，他們被狂熱的教士在多方面進行壓迫，靠著國家的宗教寬容得到應有的保護。戈弗雷聽取他們合理的訴求，法庭的審判要依據本民族的法律，於是創立第三個法院供他們運用有限的國內管轄權。經過宣誓的成員就血統、語言和宗教來說都是敘利亞人，但是主席(阿拉伯文稱為rais)的職位通常由城市的司法行政官擔任。《耶路撒冷條例》很難得地提到了村民和奴隸，就是耕種田地的農人和戰爭的俘虜，幾乎被視為財產的「物」，地位遠在貴族、自由民和外鄉人之下，相差不能以道理計。解救或是保護這些不幸的人，對立法者而言是無關緊要之事，雖然不是為了懲罰，但是要盡可能地將逃走的人員找出來送歸原主。他們就像漂流在外的獵犬或鷹隼，合法的主人在失去他們以後還保留要求歸還的權利。奴隸的價格與獵鷹大致相等，但是3個奴隸或12頭牛才能抵得上1匹戰馬，在騎士制度風行的時代，血統純正的良駒售價可達300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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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九章 希臘帝國保存實力 第二次及第三次十字軍的兵員數量、經過路線與進展情形 聖伯納德 薩拉丁在埃及和敘利亞的統治 奪回耶路撒冷 海上十字軍 英格蘭的理查一世 教皇英諾森三世以及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軍 皇帝腓特烈二世 法蘭西路易九世以及最後兩次十字軍 拉丁王國的法蘭克人被馬穆魯克驅離(1091—1517 A.D.)


 一、希臘皇帝阿歷克塞的策略運用與影響(1097—1118A.D.)

歷史敘述的風格要是能夠不過分嚴肅，我就會把阿歷克塞皇帝比為胡狼，跟隨在獅子的後面吞食剩餘的殘骸腐肉。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經過帝國，給他帶來恐懼和辛勞，等到法蘭克人憑著戰功建立勳業，他從而獲得後續的利益和豐碩的報酬。靠著機敏的手段和嚴密的警戒，他確保首次開戰就能取得光復尼斯的成果，佔領這個戰略要地，逼得土耳其人要從君士坦丁堡的周邊地區撤離。這個時候的十字軍帶著目空一切的勇氣，向著亞洲的內陸地區進軍。靠近海岸的埃米爾都被召喚到蘇丹的旗幟之下，狡詐的希臘人趁著這個良好的機會，將土耳其人從羅得島和開俄斯島趕走，收復以弗所、西麥拿、薩爾代斯、菲拉德爾菲和拉奧狄凱亞這些主要的城市。阿歷克塞將帝國的疆域從赫勒斯滂海峽，擴展到米安得河的岸邊和龐非利亞的巖岸。教堂整修一新，重現昔日的光輝，城鎮重新建設並加強了守備的力量，土耳其人放棄的地區用大量基督徒補充所需的人口，這些人口都是從更為遙遠和危險的邊區遷移過來的。

要是他基於這種愛護民眾的情操，而將拯救聖墓置於腦後，我們也應該體諒他的苦衷。但是他受到拉丁人嚴厲的指責，認為他犯了通敵和賣友的罪行。十字軍的首領曾經對希臘皇帝立下效忠和服從的誓言，但阿歷克塞也答應親自領軍支援收復聖地的行動，至少要提供部隊和金錢。現在他很卑鄙地撤軍，也解除了法蘭克人應盡的義務。刀劍是他們獲得勝利的工具，也是獨立自主的保證。皇帝倒也沒有另作打算，不會想要對耶路撒冷王國重申早已作廢的主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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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西利西亞和敘利亞的邊界地區現在為他所據有，大軍可以長驅直入。十字軍的隊伍數量龐大，不僅傷亡慘重而且兵力分散。博希蒙德在一次奇襲中成為俘虜，安條克公國變得群龍無首。贖金使他欠下沉重的債務，那些追隨他的諾曼人力量不夠，無法擊退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敵對行動。

博希蒙德在這種不幸的狀況下，還能做出最具遠見的決定，把安條克的防務交給他的親戚——忠誠的坦克雷德，再去組織西方的武力對付拜占庭帝國，為了完成這個計劃，要繼承他父親吉斯卡爾的遺志，並且要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他很秘密地登船離開，要是我們相信安娜公主記載的故事，那麼他是藏身在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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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才渡過充滿敵意的海洋的。他在法蘭西受到公眾的讚譽，對他的接待非常隆重，他在那裡備受禮遇，並與國王的女兒結成連理，帶著榮耀的身份歸來。當代最英勇的人物都願接受他這位沙場老將的指揮，於是他率領5000名騎兵和4萬名步兵再次渡過亞得裡亞海，這些部隊來自歐洲最遙遠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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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拉斯的守備力量、阿歷克塞的步步為營、饑饉的大肆暴虐，以及冬季的即將來臨，這些使他充滿野心的希望受到打擊，被金錢收買的聯盟部隊反叛他的陣營。一紙和平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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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希臘人免於恐懼，這位敵手的死亡終於使他們獲得解救。

對博希蒙德而言，平生不受誓言的約束，絲毫不懼危險的恫嚇，更不會為成功而感到滿足。他的子女繼承了安條克公國，疆域受到嚴格的限制，效忠有明確的規定，塔爾蘇斯和馬米斯特拉這兩座城市被歸還給拜占庭帝國。希臘人擁有整個安納托利亞海岸的周邊地區，從特拉布宗到敘利亞的門戶。羅姆王國的塞爾柱王朝從各方面都與海洋隔絕，並且與他們的伊斯蘭教友分離。法蘭克人的勝利使蘇丹的權勢發生動搖，但即使法蘭克人一時敗北，蘇丹的地位也並不穩固。等到喪失尼斯以後，塞爾柱人將宮廷遷到科尼或稱伊康，那是個默默無聞的內陸小鎮，距離君士坦丁堡有3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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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穆寧王朝的君主不再為都城受到威脅而憂心忡忡，他們現在對土耳其人發起攻勢。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最大的作用，是使得衰微的帝國免於滅亡。


 二、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軍的陸上行動和兵力狀況(1147—1189A.D.)

在12世紀有三次重大的遷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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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西部經由陸地的進軍前去解救巴勒斯坦。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先例和成就，激勵了倫巴第、法蘭西和日耳曼的士兵和朝聖者。聖墓得到解救後，又過了48年，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蘭西國王路易七世發起第二次十字軍，支持面臨衰微命運的拉丁人。第三次十字軍中，一支強大的軍隊受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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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領導，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兄弟在耶路撒冷共同遭到慘痛的損失，使他產生同情之心。三次遠征行動就兵力的龐大數量、通過希臘帝國的前進路線，以及土耳其戰爭的性質和過程這幾方面而言，看來都非常類似，要是做一個簡短的比較，可以省略重複而冗長的敘述。十字軍所表現出的外在無論多光耀奪目，發生的原因和獲得的結果始終維持不變，幾乎成為一個常態的歷史事件，所望達成的目標是防衛或光復聖地，有很多次收效甚微而且與最初的構想天差地遠。

龐大的群眾亦步亦趨，踩著第一次朝聖者的足跡前進。他們的首領若與布永的戈弗雷和他那些冒險犯難的戰友比較，大致出身於相同的階層，只是名聲和功勳遠遠不及。在隊伍的前面招展著勃艮第、巴伐利亞和阿基坦幾位公爵的旗幟：前面那位是休·卡佩的後裔，其次是不倫瑞克世系的先祖。米蘭的總主教是位世俗的王侯，為了讓土耳其人皈依基督教，把教堂和宮殿的財富和飾物全部運走。還有十字軍的老將、「偉大」的休和沙爾特斯的斯蒂芬，返回戰場履行尚未完成的誓言。他們的追隨者形成人數眾多和組織雜亂的團體，大致編成兩個縱隊向前運動。第一個縱隊的總人數是26萬人，第二個縱隊可能有6萬名騎兵和10萬名步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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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提出的主張是征服亞洲，法蘭西和日耳曼的統治者御駕親征能夠鼓舞貴族的士氣，康拉德和路易無論就位階還是個人身份而言，都可以使發起的理由顯得更為尊貴，他們的部隊更易於維持紀律，然而要封建制度的首長負起領軍的責任，可能會使這些期望落空。皇帝和國王有直屬的騎兵部隊，分別由7萬名騎士和陪伴上戰場的隨員組成。
[101]

 不算輕裝部隊、農夫編成的步兵、婦女和兒童、教士和僧侶，總兵力不會少於40萬人。整個西部從羅馬到大不列顛全都要採取行動，波蘭和波希米亞的國王服從康拉德的號召。根據謠傳總人數達到90萬人，希臘人和拉丁人證實的確如此，在渡過海峽或是河流時，拜占庭派遣的探子到後來只能停止計算人數，無窮無盡的行列實在令人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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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法蘭西人和英格蘭人通過地中海進行海上航行，腓特烈·巴巴羅薩的部隊數量要較少一些。1.5萬名騎士以及同等數量的扈從都是日耳曼騎兵部隊的精英分子。6萬名騎兵和10萬名步卒在匈牙利平原集結，接受皇帝的檢閱。經過這樣重複計算以後，我們不再為60萬的朝聖者感到驚異，在最後的遷徙行動中被輕易相信並記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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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非常誇大的數字只能證明，那個時代的人士對這件事感到極為驚愕。他們的驚愕很好地證明了，的確存在著數量巨大的群眾，但具體的數字並不明確。希臘人對於戰爭的技術和策略有高人一等的認識，因此廣受稱譽，他們承認法蘭西人的騎兵和日耳曼人的步兵
[104]

 不僅實力強大而且作戰勇敢，看到這些外鄉人有魁梧的身材，描述他們為剛強善戰的種族，目露凶光，殺人不眨眼，會使得整個東部血流成河。在康拉德的旗幟下，有一隊女兵身披全副鎧甲，用男人的姿勢騎在馬上，這些「亞馬遜女戰士」的首領穿著鍍金馬刺和高統靴，獲得「金足女將」的稱號。


 三、希臘帝國的暗中掣肘以及與土耳其人的戰事(1147—1189A.D.)

柔弱的希臘人恐懼於外鄉人的數量和性格，夾雜著對他們的痛恨，只是迫於土耳其人的權勢，才緩和了這種厭惡的感覺。拉丁人的抨擊之辭，倒是沒有影響到我們的認知，那就是阿歷克塞皇帝掩飾對拉丁人無禮的不滿，消除他們所表現出的敵意，雙方願意討論那些過分魯莽的行動，同時為熱誠的十字軍敞開朝聖和征服的道路。但是等到土耳其人從尼斯和海岸地區撤離，拜占庭的君主不再畏懼遠在科尼的蘇丹，這時他們對西部的蠻族能夠在國內自由通行，難免感到極大的憤慨，這不僅侵犯到主權的尊嚴，也危及帝國的安全。發起第二和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是在曼紐爾·科穆尼努斯和艾薩克·安吉盧斯統治的時期：對於前者而言，情緒非常浮躁，通常帶有惡意；後者的身上自然展現出怯懦和胡鬧兩種性格的結合，沒有具備任何優點也毫無功勞可言，只是因緣際會懲處了一個暴君，就趁勢據有他的寶座。君主和人民都在暗中打定主意，或是心照不宣地認同一致的行動，那就是用盡各種傷害和壓迫的手段來打擊朝聖者，至少也要讓他們寸步難行灰心喪氣。十字軍的行事不夠謹慎，部隊的紀律不夠嚴明，不斷地為希臘人提供可用的借口和機會。

西部的國君與拜占庭宮廷簽訂條約，要求基督教弟兄為他們在國內提供安全的通路和公平交易的市場，雙方批准以後，用誓言和人質保證貫徹執行。在腓特烈的軍隊中，連最貧窮的士兵也能獲得3個銀馬克，以支付路上所需的費用。但是希臘人奸詐和不義的行為違反了所有的保證。一位當代的歷史學家證實拉丁人的抱怨，他愛真理勝過自己的國家。
[105]

 無論是帝國在歐洲還是亞洲的城市，十字軍根本沒有得到友善的接待，等十字軍到來就關閉城門，數量很少的食物都放在籃子裡從城牆上吊下來。經驗教訓或先見之明或許可以用來解釋這種怯懦的猜忌之心，但是出於人道的關懷以及善盡職責，應該禁止將白堊
[106]

 或其他有毒的成分摻混在麵包裡面。即使曼紐爾能洗清那些邪惡的罪名，但是在與朝聖者進行交易時，他還是犯下供應成色不足錢幣的罪行。他們在行軍途中不斷遭遇各式的阻礙和錯誤的嚮導。行省的總督接到私下送達的命令，要加強關隘的守備力量以及破壞橋樑妨礙他們的行動。零星的迷途人員遭到搶劫和謀殺，士兵和馬匹在森林裡被不知自何方射來的箭矢貫穿，病患在床上被活活燒死，大道兩旁的絞架吊著死者的屍體。這些傷害和羞辱激怒了十字軍的勇士，他們沒有《福音書》教誨的耐心和修養，拜占庭的君主挑起力量懸殊的戰爭，促成了這群強大客人的登船和進軍。巴巴羅薩在土耳其國界的邊緣地區，饒恕有罪的菲拉德爾菲亞
[107]

 ，獎賞友善的拉奧狄凱亞，為他的刀劍很難避免沾染基督徒的鮮血而深感悲痛。

在他們與日耳曼和法蘭西國君的交談中，希臘人的自負成為一切煩惱的根源。他們可以吹噓在第一次會面時，路易的座位是一個很矮的板凳，放在曼紐爾寶座的旁邊。
[108]

 但等到法蘭西國王將軍隊運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他馬上拒絕參加第二次會議，除非他的兄弟願意用同等的條件與他見面，無論在船上還是陸地上，他都沒有意見。要是與康拉德和腓特烈晤面，禮儀的安排更為講究，產生更多的困難，就像君士坦丁的繼承人一樣，他們自稱羅馬皇帝，用堅定的態度維持頭銜和地位的純正。康拉德是查理曼大帝的繼承人，只願在開闊的原野上，與曼紐爾騎在馬背上交談。腓特烈渡過赫勒斯滂海峽而不是博斯普魯斯海峽，婉拒在君士坦丁堡拜訪它的統治者。對於一位在羅馬加冕的皇帝，希臘人在信函中竟然用「國王」這個貶低身份的稱呼，或者徑稱為「阿勒曼尼人的君主」。虛榮而又弱勢的安吉拉斯對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及君主，裝出一副忘記名字的神色。就在他們用痛恨和懷疑的眼光看待拉丁朝聖者時，希臘皇帝與土耳其人和薩拉森人維持堅實而又機密的同盟關係。艾薩克·安吉拉斯一直在抱怨，說是他與偉大的薩拉丁有深厚的友誼，所以才惹起法蘭克人的敵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座清真寺，供伊斯蘭教徒禮拜之用。

跟隨第一次十字軍前進的大群烏合之眾，在安納托利亞被饑饉、瘟疫和土耳其人的箭雨殲滅。君王帶著幾個騎兵隊逃過一劫，完成悲慘的朝聖之旅。我們應該對他們「常識」和「仁慈」的行為進行公正的評價：他們不知從哪裡聽到，說是前往耶路撒冷之路，先要完成對波斯和呼羅珊的征服，事實上毫不相干；談到他們的仁慈，是對一座友善的基督徒城市，民眾拿著棕櫚葉和十字架出來迎接時，他們竟然不分青紅皂白地大肆屠殺。康拉德和路易的軍隊沒有那樣殘酷和莽撞，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仍然對基督徒世界帶來毀滅的後果。希臘人曼紐爾受到自己臣民的指控，說他及時送給蘇丹有關的情報，同時將背叛的嚮導交給拉丁君王。原來是要採取雙鉗攻擊，在同一時間從兩個方向粉碎共同的敵人，結果日耳曼人被激起競爭之心迅速前進，而法蘭西人則產生猜忌而延誤，因而無法達成預想的成效。康拉德在米安得河兩岸極其光榮的作戰行動中，沒有獲得勝利，反而損失了大部分的軍隊，當歸來的皇帝要求與路易會面時，他根本沒有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康拉德見到土耳其人盛大和堂皇的陣營，對比之下只有趕緊撤退，拋棄那些有獨立地位的諸侯，就他繼承的世襲部隊看來，等於是有辱自己的身份。他借用一些希臘人的船隻，經由海路去完成巴勒斯坦的朝聖行程。

法蘭西國王沒有考量他人痛苦經驗的教訓，也不研究這個地區的作戰特性，向著同樣的國土前進，當然會遭到完全雷同的下場。前鋒部隊打著皇家的旗幟和聖丹尼斯的標誌，
[109]

 用不考慮後果的速度急行軍，加重了行軍的辛勞。後衛由國王親自指揮，夜間的營地中，士兵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抵抗，在黑暗和騷亂之中被不計其數的土耳其人包圍，受到攻擊而全軍覆滅。須知在12世紀時，土耳其人的兵法和戰術都優於基督徒。路易在毫無希望之下爬上一棵大樹，靠著自己過人的英勇和敵軍不明白當前狀況的契機，保住了性命也沒有被俘，等到天亮後他趕緊逃走，幾乎是單獨一人到達前鋒的營地。他現在不再要求繼續陸上的遠征行動，而是帶著殘餘的軍隊，很高興在友善的港口薩塔利亞找到避難所。從此地他乘船前往安條克，但是供應的希臘船隻數量極為有限，所有的空間只能用來裝載騎士和貴族，留下平民組成的步兵部隊，葬身在潘菲利亞山區的山麓地帶。皇帝和國王在耶路撒冷相遇，不禁抱頭痛哭，他們的輜重行列以及一支大軍的殘部，全部加入敘利亞的基督徒隊伍，對大馬士革的圍城無功而退，成為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最後的結局。

康拉德和路易帶著虔誠和英勇的名聲乘船返回歐洲，但東方人竟敢抗拒法蘭克人實力強大的國君，過去對他們的作戰名聲和軍事力量一直感到芒刺在背，
[110]

 或許他們對腓特烈一世的久經戰陣更為忌憚，年輕時他在叔父康拉德的指揮下曾到亞洲服役。巴巴羅薩從日耳曼和意大利的40場戰役中習得用兵之道，他的士兵甚至是帝國的諸侯在他的統治之下，習慣於服從命令。他走出菲拉德爾菲亞和拉奧狄凱亞這兩座位於希臘邊界的城市的視線，陷入滿是鹽漬地和不毛之地的沙漠。這是一片恐怖和苦難的土地(歷史學家這麼說)，20天的行軍使人昏厥有如患病，每一步都在大群土庫曼人的包圍攻擊之下，他們的數量在每次敗北以後都會增加，憤怒的情緒變得越發狂暴。皇帝繼續奮戰不息，忍受各種痛苦，當他抵達伊康的城門時，只有1000名武士還能騎在馬背上執行勤務，從而可知他們遭受了多大的災難。

他發起突然和果敢的攻擊，打敗衛隊攻入蘇丹的都城，敵人只有乞求寬恕與和平。現在所有的道路已經開放，腓特烈在獲勝的狀況下向前進軍，竟然在西利西亞渡過一條不起眼的急流時慘遭淹斃。
[111]

 剩餘的日耳曼人在疾病和逃亡中損耗殆盡，皇帝的兒子連同大部分土瓦本的家臣，在亞克的圍攻作戰中喪生。拉丁人的英雄豪傑當中，只有布永的戈弗雷和腓特烈·巴巴羅薩能夠順利通過小亞細亞，甚至他們的成就也是一種警告。等到後來的十字軍獲得更多的經驗，每個國家寧可越過海洋，也不願再進行勞累而又危險的經由內陸的遠征行動。
[112]




 四、十字軍的宗教狂熱和聖伯納德的倡導作為(1091—1153A.D.)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熾熱情緒是自然發生的顯而易見的事件，它帶來全新的希望、未經考驗的危險，以及符合那個時代的精神。但是歐洲堅持到底的毅力的確值得我們同情和欽佩：沒有從狀況不變和處於逆境的經驗中獲得寶貴的教訓，每次失敗以後還是再接再厲產生同樣的信心，連續6個世代一頭向敞開在前面的懸崖衝下去，不管這些人處於何種情況，都要用絕望的冒險，佔有或光復離家2000英里外的那塊墓石，來賭他們在公眾和私人方面的運道。克萊蒙宗教會議以後2個世紀的時間裡，每年的春季和夏季都會產生一股新的遷徙活動，朝聖的武士要去保衛聖地。但是7次重大的軍備活動或稱十字軍東征，是為一些正在逼近或最近發生的災難所激發。這些國家之所以採取行動，是出於教皇的權威和國王的榜樣。等到神聖的雄辯家登高一呼，燃起宗教的狂熱情緒，理性的解說寂靜無聲。在這些人當中，伯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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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僧侶或聖徒或許居有最崇高的地位。大約在第一次佔領耶路撒冷前8年，他出生在勃艮第一個貴族家庭中，23歲時獻身於斯托的修道院，然後帶著原始教會的熾熱情緒接受聖職任命。過了2年，他帶領這座修道院三分之一的修士，前往香檳的克萊爾沃山谷
[114]

 ，一直到去世都在自己創建的社區中，安於修道院院長這個謙卑的職位。

在一個理性和明智的時代，為了廢除精神上的英雄人物所獲得的榮譽，以過度自由和善惡不分的方式加以否認和排斥。那些最卑賤的人物運用心靈的力量來凸顯自己的不同凡響，至少比信徒和門徒更為優越。在迷信的族群之中，他們得到的獎賞有很多人在爭奪。然而無論是語言、文字還是行動，伯納德始終高高在上，俯視他的對手和競爭者。他的著作絕不缺少機智和雄辯，似乎還保留著許多與聖人的身份相協調的理性和仁慈。他在世俗生活中只分得七分之一的私人繼承產業。克萊爾沃的院長基於守貧和苦修的誓言，棄除塵世的誘惑，拒絕教會的職位，成為歐洲發佈神諭的代言人，以及160座修道院的創立者。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出使徒的譴責，讓君主和教皇為之膽戰心驚，法蘭西、英格蘭和米蘭對於教會的分裂問題，都咨詢和遵從他的意見和判斷。

英諾森三世用感恩之心報答對他虧欠的情分，他的繼承人尤金尼烏斯三世是聖者伯納德的朋友和門生。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文告中，他就像上帝的傳教士和先知那樣光芒四射，呼籲全國人民要去保衛聖墓。他在韋澤雷的議會上當著國王的面發表演說，路易七世和貴族從他的手裡接過十字架。克萊爾沃修院院長專程前去說服康拉德皇帝，這樣一個冷漠的民族聽不懂他說的話，但還是被他那充滿狂暴熱情的聲調和姿態所感動。他的行程從君士坦斯到科隆，憑著口若懸河的辯才和虔誠熾熱的信心，引起極大的反響。伯納德讚譽自己減少了歐洲的人口，很肯定地表示有很多市鎮和城堡已經空無人煙，在留下的人員當中，一個男子要安慰7個寡婦寂寞的芳心。

盲從的宗教狂熱分子要推舉他為主將，但是隱士彼得的下場他很清楚。雖然他保證十字軍人員會蒙受神的恩惠，但為審慎起見他還是婉拒了軍事指揮的職位，因為無論勝敗都會玷污他的聲譽。然而等到重大的災難事件發生以後，克萊爾沃的院長受到異口同聲的指責，說他是一個偽先知，為公眾和個人帶來悲傷和不幸。他的敵人欣喜若狂，而朋友感到羞愧，他提出道歉的時機過於遲緩，用語無法令人滿意。他認為服從教皇的指示並沒有過錯，詳述天意的神秘道路難以測知，把不幸歸咎於朝聖者自己的罪孽，同時很謙遜地暗示他的傳道得到預兆和奇跡的認可。要是事實的確如此，那麼他的論點就是決定性因素。虔誠的門徒在法蘭西和日耳曼的群眾大會中提出訴求，列舉在一天之內為此事而發生的20到30件奇跡。這些特異的奇聞就目前來說，只要走出克萊爾沃地區就沒有人會相信，但是對盲者、跛子和病人來說，超自然的治療是神所賜予的恩惠，我們不可能分得很清楚，這到底是出於意外、幻覺、欺騙還是杜撰。


 五、伊斯蘭的反擊與土耳其人征服埃及的行動(1127—1169A.D.)

主宰萬物的神明總是逃不過立場不同的信徒的大聲抱怨。同樣一件事的結局在歐洲看來是解救而大加讚揚，而亞洲則認為是災難，不僅悲痛還要加以指責。耶路撒冷失陷以後，流亡的敘利亞人到處散佈驚恐和憂懼；巴格達感覺受到了羞辱而悲傷萬分；大馬士革的宗教法官扎因丁為了表示悲憤，當著哈里發的面撕扯自己的鬍鬚；整個國務會議聽到這件淒慘的事故，如喪考妣。但是信徒領袖能做的也只有痛哭流涕而已，他們都是土耳其人手裡的傀儡，阿拔斯王朝到末期曾經恢復若干臨時的權勢，但是他們沒有開疆闢土的野心，能夠統治巴格達和鄰近行省就已感到滿足。真正的藩王是塞爾柱的蘇丹，他們無法避免亞洲王朝的自然法則，那就是英勇的崛起、事功的建立、內部的傾軋、墮落的後裔和衰亡的結局這個永不止息的循環。他們現在的精神和權力，已經無法用來捍衛神聖的宗教。在波斯遙遠的邊區，桑吉爾是宗族最後一位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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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對他的名聲和軍隊感到陌生。當蘇丹深陷後宮的溫柔鄉中，他把虔誠的宗教任務交付給奴隸來執行，這些奴隸的土耳其名稱叫作阿塔貝克，有點像拜占庭的大公，也可以稱之為「尚父」。

阿斯坎薩是位驍勇的土耳其人，曾經得到馬立克沙王的賞識，獲得殊榮可以站在寶座的右邊。他在隨著國君逝世而引起的內戰中，丟了自己的頭顱和阿勒頗的統治權。原來在他手下任職的埃米爾仍舊追隨他的兒子曾吉，他們這支部隊第一次作戰是在安條克擊敗法蘭克人。曾吉為哈里發和蘇丹效命，在30次戰役中建立起軍事方面的聲譽。他是唯一能為先知的宗教受到羞辱而進行報復的勇士，因而被授予摩提爾總督的職位。他沒有讓公眾失望，在圍攻25天以後終於攻佔埃德薩，越過幼發拉底河光復被法蘭克人所征服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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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提爾和阿勒頗的獨立統治者接著降服了庫德斯坦那些黷武好戰的部落，他的士兵受到教導要把營地視為僅有的國土，相信以曾吉慷慨的個性，會賞給他們豐厚的報酬，何況他有很高的警覺心，保護留在後方的家人。

曾吉的兒子努爾丁率領這些身經百戰的老兵，逐漸將伊斯蘭信徒的勢力統合起來，將大馬士革王國納入阿勒頗，對敘利亞的基督徒發起長期的戰爭，終於獲得勝利。他將統治區域擴大至從底格里斯河到尼羅河的廣大區域，阿拔斯王朝用皇室的各種頭銜和特權酬庸忠誠的服務。就是拉丁人也被逼得承認，這位所向無敵的對手無論是智慧還是勇氣，公正還是虔誠，全都高人一等。神聖的武士無論是一生的言行還是為政之道，都以恢復最早幾位哈里發的宗教狂熱和簡樸生活為己任。他的宮殿拋棄黃金和絲綢，統治的疆域之內禁止飲用酒類，稅收很審慎地被用於公共事務，儉省的家用靠戰利品合法的配額來維持，還能購買一處私人的產業。受到寵愛的妃子為婦女用品的花費太大而哭窮，國王回答道：「哎呀!真主在上!我不過是穆斯林的司庫而已，不能把他們的財產轉讓給你。不過我在霍姆斯擁有3間店舖，你可以拿去，這些是我唯一可以送給你的東西。」他的審判室讓權貴感到悚懼，貧民獲得庇護。蘇丹過世幾年以後，一位受到委屈的臣民在大馬士革的街道上大叫道：「啊!努爾丁!努爾丁!你在哪裡？可憐可憐我們吧!請從墳墓裡出來保護我們!」擔心亡故國君的名字會引起騷動，一個在世的暴君感到羞慚和恐懼。

法蒂瑪王朝統治的敘利亞被土耳其人和法蘭克人運用武力奪走，就埃及的狀況而論，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權勢和影響力的式微。然而他們是先知的後裔和繼承人，仍舊受到尊敬，在開羅的皇宮維持著天顏難近的習性，輕易不會讓臣民或外人窺探或褻瀆。拉丁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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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述他們接受引見的情景，要經過一段很長的幽暗走道，接著是陽光閃耀的柱廊，啁啾的鳥鳴和潺潺的流泉，四周的景色是一片生機盎然，貴重的擺設和稀有的動物更顯得宮廷富麗雄偉，皇家的寶藏展現的只是少數，其餘的品項比想像中的還要多。一列很長的大門敞開，由黑人士兵和內廷宦官擔任警衛。覲見廳的內殿用簾幕遮掩，首相在前面引導使臣進入大廳，將彎刀解下，趴俯在地面跪拜3次，簾幕這時才拉開，讓他們看到信徒領袖，他向寶座前的第一個軍奴表示他的愉悅，這個軍奴卻是他的主子。

蘇丹已經篡奪了埃及最高的行政權力，任何想掌握權勢的敵對競爭者都要靠武力來奪取，最為傑出或實力最強者列入「皇家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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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岡姆和紹威爾兩個黨派輪流將對方逐出首都和國土，弱勢的一方會乞求大馬士革的蘇丹或耶路撒冷的國王，給予帶來危險後果的保護。無論是伊斯蘭的蘇丹還是基督徒的國王，就法蒂瑪王朝而言都是教派和國君不共戴天的仇敵。土耳其人憑著武力和宗教使埃及無法抗衡；法蘭克人可以從加沙直抵尼羅河，進軍極為便利。同時基督徒的疆域佔據了中間的位置，迫使努爾丁的部隊要繞過阿拉伯的邊緣地區，路途不僅變得更加漫長而且環境極為惡劣，他們不得不忍受沙漠的焦渴和辛勞，暴露在焚風的吹襲之中。土耳其君王在暗中保持宗教狂熱和勃勃野心，渴望用阿拔斯王朝的名義統治埃及，幫助懇求他出兵的紹威爾派復位，只是第一次遠征行動冠冕堂皇的借口。整個任務交付給謝拉古埃米爾才獲得成功，他是一位英勇而又資深的將領。

達岡姆派被推翻並且遭到屠殺，走運的對手掌權以後，出於忘恩負義或猜忌嫉妒的心態，再不然就是憂慮未來的狀況，很快邀請耶路撒冷國王進軍，從傲慢的恩主手裡解救埃及。謝拉古的兵力面對聯軍居於劣勢，只能放棄尚未成熟的征服行動，撤離佩魯西烏姆是讓他安全退卻的條件。土耳其人排成單列，在敵人面前通過，他們的將領走在最後，手拿戰斧，充滿警覺性地向四周觀望。一名法蘭克人竟敢問他：如果不是怕受到攻擊，為什麼走在最後面？大無畏的埃米爾回答道：「你們是有權發起攻擊，但是我可以保證，我的士兵要是不能將一個不信真主的人送進地獄，那他就不能進入天堂。」在他的報告中提到資源的富足、土著的柔弱、政治的混亂，使努爾丁重新燃起希望。

巴格達的哈里發讚譽他那虔誠的企圖，謝拉古率領1.2萬名土耳其人和1.1萬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對埃及發起突擊行動，然而要對抗法蘭克人和薩拉森人的聯軍，他的兵力仍嫌不足。不過，從他一連串的作為，像是率部渡過尼羅河；向蒂巴伊斯退卻；巴貝因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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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宰戰場的部隊調動；亞歷山大裡亞的奇襲作戰；在埃及的平原和山谷，從北迴歸線到海洋這片廣大的疆域，實施的行軍和反向行軍等，我的看法是，他把用兵之道發揮到了最高的境界。卓越的指揮加上部隊的英勇更是如虎添翼，在作戰行動的前夕，一位馬穆魯克大聲叫道：「要是我們不能從基督徒的手裡奪回埃及，為什麼不放棄蘇丹給我們的職位和報酬，退休後像農夫那樣辛勤耕作，或是與後宮的婦女一起紡紗？」雖然謝拉古在戰場上竭盡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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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侄兒薩拉丁在亞歷山大裡亞堅守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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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入侵行動還是以簽訂有利條約和撤退告終。

努爾丁保存實力，等待更適當的時機發起第三次行動。耶路撒冷國王阿瑪裡克的野心和貪婪，很快給了努爾丁出兵的機會，因為阿瑪裡克始終服膺一種錯誤的原則，那就是「對上帝之敵無誠信可言」。醫院騎士的盟主要履行宗教的軍事職責，鼓勵他繼續進軍，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答應提供一支艦隊，配合敘利亞的軍隊採取共同的行動。不講信義的基督徒並不滿足於劫掠和津貼，他們抱著熱烈的期望要征服埃及。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穆斯林對於大馬士革的蘇丹有如大旱之望雲霓，首相身處四面受敵的險境，只有屈從於舉國一致的意願。努爾丁似乎受到優厚條件的引誘，可以享有王國每年三分之一的歲入。法蘭克人出現在開羅的城門前，但是郊區的古老城市在軍隊接近時起火燃燒，一場狡詐的談判使他們受到欺騙，而且希臘人的船隻無法越過尼羅河的障礙。法蘭克人在充滿敵意的國度保持審慎的態度，不願與土耳其人作戰。阿毛裡只能退回巴勒斯坦，他的行動喪失公正的立場，也沒有達成目標，只給他帶來恥辱和譴責。

謝拉古完成了解救的工作以後，被授予地位崇高的袍服，很快他的袍服就沾染上了紹威爾派的鮮血。土耳其的埃米爾不辭辛勞，暫時擔任首相的職務，但外來者的征服行動加速了法蒂瑪王朝的滅亡。只要蘇丹的信差帶來一句話，立即完成刀不出鞘的改朝換代。哈里發的罷黜完全是因為本身的懦弱和首相的暴虐，當先知的後裔和繼承人接受拉丁使臣很粗魯的握手時，就是他們的臣民也感到臉紅；當他呈送後宮婦女的頭髮時，臣民不禁流淚，這是悲傷和憂懼的象徵，好引起大馬士革蘇丹對他的同情。努爾丁的命令和法學家的宣判，阿布伯克爾、歐瑪爾和奧斯曼的聖名要用莊嚴的儀式予以恢復，公共的祈禱要承認巴格達的穆斯薩迪是真正的教徒領袖，阿里之子的綠色制服改成阿拔斯王朝的黑色。法蒂瑪王朝最後一位哈里發阿德澤德只活了10天，在對自己的命運一無所知前逝世也是一種福分。他留下的財富可以保證士兵的忠誠，平息信徒的不滿。在後繼發生的各種變革中，埃及再也沒有背離穆斯林的正統教義。


 六、薩拉丁的人品德行、統治風格和建立帝國(1171—1193A.D.)

越過底格里斯河的多山國度為庫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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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遊牧部落所佔有，這個民族堅毅、強壯、野蠻、不受任何約束、愛好搶劫掠奪、聽從部族統治。類似的姓名、位置和習俗，好像與希臘人提到的卡杜齊亞人沒有多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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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過去堅持古老的自由權利，反對居魯士的繼承人，直到現在仍然保持這種傳統，抗拒土耳其政府。貧窮和野心激勵他們從事傭兵這個行業，父親和叔父的服務為薩拉丁偉大的統治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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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布的兒子只是普通的庫德人，阿諛者推論他的家譜來自阿拉伯的哈里發，薩拉丁聽到以後不禁微笑。
[125]

 努爾丁強迫這位態度很勉強的年輕人追隨他的叔父謝拉古前往埃及，殊不知這讓他的家族很快走向滅亡之路。薩拉丁在亞歷山大裡亞的防衛作戰建立軍事的聲譽，要是我們相信拉丁人的說法，他懇求一位基督徒的將領讓他獲得騎士的身份，照理講這是褻瀆神聖的行為。

謝拉古過世以後，薩拉丁因為是年輕而且實力最弱的埃米爾，才被授予大首相的職位。他請他的父親前來開羅遊歷，並且聽從他父親的勸告，那就是憑著自己的才能超越同僚的權勢，與軍隊建立緊密的關係，他們只為自己和薩拉丁的利益賣命。當努爾丁在世的時候，這些野心勃勃的庫德人是最謙卑的奴隸。謹慎的阿烏布在國務會議上平息了極為不滿的怨言，他大聲發出誓言，只要蘇丹一聲令下，他會親自給他的兒子戴上腳鐐手銬送到寶座的前面。他在私下特別提到：「你在仇敵參加的會議中，說話務必要審慎。但是我們現在的狀況已超過畏懼或聽命的程度，努爾丁的威脅連蔗糖的貢金都要不到手。」

努爾丁適時的死亡，解除了雙方可厭和後果難料的衝突。他留下一個11歲的兒子，暫時托付給大馬士革的埃米爾。埃及新的領主用哈里發和各種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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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錦上添花，試圖讓他的篡權在人民的眼裡看來是神聖的舉動。薩拉丁很快就不滿足於僅僅據有埃及，他掠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搶走統治大馬士革、阿勒頗和迪亞爾貝克爾的阿塔貝克的職位和財產。麥加和麥地那承認他是塵世的保護者，他的兄弟征服遙遠的也門地區，那裡是阿拉伯的樂土。等到他過世的時候，帝國從阿非利加的的黎波里擴展到底格里斯河，從印度洋延伸到亞美尼亞的山地。要判斷他的性格和人品，僅是聽到譴責他叛逆作亂和忘恩負義，就會在我們的內心產生很大的衝擊，因為法律和忠誠的原則與經驗已深深烙印在我們的心上。但他的野心多多少少可以歸諸以下幾點：亞洲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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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合法繼承的概念；諸如阿塔貝克最近發生的案例；他尊敬而且禮遇恩主的兒子；仁慈和慷慨的行為及於他的旁系親屬；他們的顢頇無能以及他所建立的功勳；哈里發的認可是所有合法權力的唯一來源等。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意願和利益，他施政的首要目標就是給全民帶來幸福的生活。

同時具備英雄和聖徒的性質，是對薩拉丁和他的保護人的最大讚許，努爾丁和薩拉丁都在伊斯蘭的聖人之列。對聖戰的不斷沉思默想，使得他們的生命和行動呈現和散發出真誠而冷靜的特質。年輕的薩拉丁迷戀醇酒美女，但是他有遠大的抱負和積極進取的精神，為著權力和聲譽更為嚴肅的虛名，能夠很快棄絕歡樂的誘惑：薩拉丁的長袍是粗糙的毛織品，清水是唯一的飲料，雖然他和阿拉伯的先知一樣禁絕酒類，但是個人的守貞要更勝一籌。他在信仰的虔誠和戒律的實行兩方面，都是一個嚴格遵守教規的伊斯蘭教徒。他甚至為保衛信仰的事業而無法前往麥加朝聖感到懊惱，但是在規定的時刻，每天五次都與他的教友一起祈禱，對於無心之失而遺漏的齋戒一定非常審慎地補足。他會在迫近的兩軍之間騎在馬背上閱讀《古蘭經》，不管是否裝模作樣，可以被人引用作為虔誠和英勇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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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僅僅閱讀薩菲教派迷信的經典，並且親自垂詢加以鼓勵。他對詩人抱著藐視的態度，但是他們不會受到迫害。所有褻瀆的學識都會引起他的反感，一位哲學家發出異想天開的言論，被他下令逮捕，處以絞刑。地位最低賤的請願人都可以進入他的接待室，向他或他的大臣提出訴求。

只有對於一個王國，薩拉丁才會偏離公平的原則。塞爾柱和曾基的後裔為了巴結討好，前來扶他的馬鐙和給他撫平衣服時，他對於這種低賤的服務只能表示友善和耐心。他的慷慨真是毫無止境，圍攻亞克時他將1.2萬匹馬分配給部隊。他逝世的時候金庫裡只有47枚硬幣和1枚金幣。然而在軍政府的統治之下，他減少了貢金的徵收，富裕的市民可以享受勤勞的成果，不必感到畏懼也不會帶來危險。皇家興建的醫院、學院和清真寺，給埃及、敘利亞和阿拉伯帶來最美麗的裝飾，開羅用一道城牆和要塞來加強防務。他所進行的工程都是為著公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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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丹從未為自己蓋花園或宮殿以享受個人的奢侈生活。在一個宗教狂熱的時代，他自己就是個狂熱的信徒，薩拉丁真正的德行博得基督徒的尊敬。日耳曼的皇帝以他的友誼為榮，希臘的皇帝懇求與他結盟，征服耶路撒冷讓他的名聲在東部和西部得以傳播和誇大。

耶路撒冷王國之所以能夠獲得短暫的生存，全靠土耳其人和薩拉森人的爭執和雙方的芥蒂。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和大馬士革的蘇丹都極其卑劣，為了當前和個人利益，犧牲宗教的原則都在所不計。但是一位英雄人物現在將埃及、敘利亞和阿拉伯的權勢團結起來，順應自然和命運的發展，用武力對抗基督徒。耶路撒冷現在面臨最大的威脅卻毫無準備，內部狀況不僅虛弱不堪而且一無是處。最早的兩位鮑德溫分別是戈弗雷的弟弟和表弟，他們的權杖經由女性的世系傳給梅麗森達，她是第二位鮑德溫的女兒，她的丈夫是安茹伯爵富爾克，經由前面一次婚姻，富爾克成為英國金雀花王朝的始祖。

他們的兩個兒子鮑德溫三世和阿毛裡，為了對付不信上帝的敵人，發起了一場極為艱辛而成功的戰爭。阿毛裡的兒子鮑德溫四世患有麻風，這種病在十字軍當中很普遍，使得他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都被剝奪了正常的機能。他的姐姐西比拉自然成為他的繼承人，後來將王位傳給她的兒子，也就是鮑德溫五世。等到這個小孩很可疑地去世以後，她就立第二任丈夫呂西尼昂的蓋伊為國王，他是一位很英俊的世家子弟，但是他的名聲很差，連自己的兄弟傑福裡聽說後都大聲叫道：「他們能立他為王，就能讓我成為神!」這個選擇普遍受到指責，實力最強的諸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被剝奪繼承權和攝政的地位，對於國王，心中存著難以平息的恨意，同時對於蘇丹所承諾的誘惑，還是抱著引以為榮和問心無愧的態度。

這些人就是聖城的護衛者：一個麻風患者、一個黃口小兒、一個柔弱婦女、一個紈褲懦夫、一個變節分子。然而他們還有機會拖延12年，在於獲得歐洲的支援和協助、軍事組織和騎士團的英勇，以及主要敵人在遙遠的邊界或宮廷的內部發生變故。終於，在一條充滿敵意的戰線壓迫和包圍之下，每個方面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法蘭克人竟然違反了休戰協定，他們的生存就靠著它的保護。沙蒂永的雷吉納德是一名戰士，吉星高照之下奪得沙漠邊緣的一座堡壘，他從這個位置搶劫商隊，口出狂言侮辱穆罕默德，威脅到麥加和麥地那兩座城市的安全。

薩拉丁親自出馬討回公道，很高興能有伸張正義的機會，率領8萬名騎兵和步兵侵入聖地。他依據的黎波里伯爵的建議，選擇太巴列作為第一座圍攻的城堡。耶路撒冷國王被說服派出全部守備部隊，將民眾武裝起來，趕去解救重要的據點。基督徒接受奸詐的雷蒙提出的勸告，暴露在缺乏飲水的營地。他在第一次的攻擊中逃走，引起兩個民族的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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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西尼昂損失了3萬人，遭到覆滅的命運(公元118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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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十字架神木的喪失是最可怕的災難!
[132]

 十字架留在不信神的仇敵手中。成為俘虜的國王被引導到薩拉丁的帳幕，當他因口渴和恐懼而昏亂不清時，氣量宏大的勝利者派人送上冰鎮的果凍，不讓沙蒂永的雷吉納德分享表示友善和原諒的飲料。蘇丹說道：「一位國王的身份和地位都很神聖，但是這個瀆聖的強盜必須立即承認先知，過去他曾經口出惡言，照說應該立即處死。」基督徒的戰士本著良心或自傲而加以拒絕，薩拉丁用彎刀砍他的頭，衛兵一擁而上將雷吉納德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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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渾身戰慄的呂西尼昂被送到大馬士革，受到禮遇的監禁，很快付出贖金。然而醫院騎士有230人被處決，他們都是無畏的勇士和獻身信仰的殉教者，使薩拉丁勝利的榮譽受到玷污。王國現在無人領導，騎士團的兩位盟主一位被殺，一位成為俘虜。在海岸和內陸地區的城市，守備部隊全部被調到致命的戰場，只有提爾和的黎波里逃過薩拉丁迅速的襲擊。太巴列會戰過了3個月後，薩拉丁全副武裝地出現在耶路撒冷的城門前面。
[134]



薩拉丁可能預見到圍攻這樣一座受到天上和地下敬重的城市、一座歐洲和亞洲都感興趣的城市，就會重燃起宗教狂熱最後一絲火花。6萬名基督徒每個人都能成為士兵，每個士兵都想尋求殉教的光榮。然而，西比拉王后為自己和被俘的丈夫感到擔憂害怕，從土耳其人的刀劍和鎖鏈下逃脫的貴族和騎士，對於國家即將大難臨頭，仍舊抱著黨同伐異的心理和自私的打算。絕大部分居民是希臘人和東方基督徒，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寧可接受伊斯蘭的統治也不願被拉丁人欺壓。聖墓吸引了大量低賤和貧苦的群眾，他們沒有武裝的能力和作戰的勇氣，靠著朝聖者的施捨維持生活。耶路撒冷的防禦工作進行得極為倉促，成效非常有限。在14天的時間內，一支得勝的軍隊粉碎了被圍守軍的出擊，佈置了各種攻城的器具，在城牆上面打開15個腕尺寬的裂口，利用雲梯攀登防壁，在攻擊的地點豎起12面先知和蘇丹的旗幟。王后、婦女和僧侶組成一個赤足的遊行隊伍，懇求上帝之子從邪惡的侵犯中拯救他的墓地和遺產，這些都是徒然無益之事。他們要想活命，唯一的希望是征服者大發慈悲，第一個派出的代表團懇求薩拉丁給予憐憫，受到嚴詞拒絕：

他立下誓言要報復穆斯林多年忍受的痛苦，寬恕的期限早已過去，現在只有用血來償還所犯的罪行。想當年戈弗雷和第一批十字軍在這裡大開殺戒，多少無辜民眾喪失性命。

法蘭克人的負隅頑抗等於是個警告，讓蘇丹明瞭他不能保證自己一定可以獲得勝利。他用尊敬的態度聽取莊嚴的誓詞，用祖先和上帝之名立下詛咒，惻隱之心的情操油然而生，緩和宗教狂熱和征服行動的嚴酷報復和肆意殺戮。他答應接收這座城市，饒恕所有的居民，允許希臘人和東方基督徒生活在他的主權統治之下，規定法蘭克人和拉丁人在40天內撤離耶路撒冷，安全引導他們到達敘利亞和埃及的港口，支付的贖金是每個成年男性10枚、婦女5枚以及兒童1枚金幣。任何人要是沒有能力贖回自由的權利，就要受到拘留，接受永久的奴役。將薩拉丁的仁慈與第一批十字軍的屠殺進行比較，這是一些作者喜愛的題材，經常會引起怨恨之心。想法的不同僅僅因人而異，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基督徒獲得的待遇完全依據投降條約上的款項；耶路撒冷的伊斯蘭教徒堅持決不妥協的立場，在攻擊和城破的最後時刻仍然奮戰到底。公正的前提是守信和真誠，土耳其征服者本著這種態度履行條約的各項規定。他能夠表現出憐憫的神情，確實值得讚譽，雖然是他給被征服者帶來不幸和痛苦。他沒有用嚴苛的手段來勒索各項債務，只收到3萬枚拜占庭金幣作為7000名窮人的贖金。他基於慷慨和仁慈，另外放走了2000到3000人，使得出售為奴的數目減少到1.1萬或1.4萬人。他與王后晤面時所說的話和流出的眼淚，可以看成是最為親切的安慰之詞。他用出手大方的賙濟和獎賞，將戰爭獲得的財富分配給孤兒寡婦。就在醫院騎士全副武裝與他對陣時，他依然允許騎士團虔誠的教友繼續照顧和服侍病患，期限以1年為準。

薩拉丁的美德表現出仁慈的行為，讓我們感到欽佩和敬愛，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假裝為善的必要，何況他有堅定的宗教狂熱，應該促使他把同情心埋藏起來，對於《古蘭經》的敵人不能有示惠的舉動。等到耶路撒冷從外鄉人的手中獲得解救以後，蘇丹率領興高采烈的行列入城(公元1187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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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旗幟在空中迎風招展，配合著軍樂和諧的旋律。歐瑪爾大清真寺已經改成一座教堂，再度奉獻給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徒穆罕默德。牆壁和通道用帶著玫瑰芳香的清水洗淨，一個講壇用來表示努爾丁的勤勉，建造在聖所裡面。但是當圓頂上面閃閃發光的黃金十字架被拆除，拖過街道的時候，不論是哪個教派的基督徒，都發出悲哀的呻吟，穆斯林則回應以充滿歡樂的叫聲。教長將在聖地搜集到的十字架、聖像、金瓶、遺物，裝滿了四個象牙裝飾的大箱，結果被征服者全部奪走，將之當成來自基督徒偶像崇拜的戰利品呈送給哈里發。但他被說服將這些東西托付給安條克的教長和君王保管。這批虔誠的抵押品被英格蘭的理查贖回，代價是5.2萬枚拜占庭金幣。


 七、第三次十字軍的海上增援和對亞克的圍攻(1188—1191A.D.)

終於能夠將拉丁人從敘利亞趕走，對當地的民族而言一則是喜一則是懼，然而在薩拉丁逝世以後，這項工作還是拖延了一個世紀之久。光輝的勝利進展最後因提爾的堅強抵抗而受到阻止。土耳其人根據條約的規定，將耶路撒冷的部隊和守軍未加考慮就領往同一個港口，他們的兵力足以防守這個地點。等到蒙費拉的康拉德抵達以後，這群烏合之眾加強了信心，增進了團結。康拉德的父親是一位備受尊敬的朝聖者，在太巴列會戰中成為俘虜。兒子受到抱負和孝心的驅使，要來探視皇家的侄兒的產業，就是為襁褓中的鮑德溫所繼承的王國，這時意大利和希臘還不知道已經發生慘劇。看到土耳其人的旗幟使他提高警覺，趕緊離開雅法充滿敵意的海岸。康拉德受到一致的歡呼，成為提爾的君主和勇士，耶路撒冷征服者正在圍攻這座城市。他有堅定的宗教熱誠，或許是對寬大的敵人有所瞭解，所以才敢抗拒蘇丹的威脅，公開宣稱要是年邁的雙親出現在城牆外面，他自己就會彎弓射出第一支箭，能夠成為殉教者的子女是他最大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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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艦隊獲得准許進入提爾的港口，但是鏈條突然被拉起來，5艘戰船不是被擊沉就是被捕獲，一次出擊殺死1000多名土耳其人。薩拉丁燒燬攻城器具，很羞辱地撤回大馬士革，結束光榮的戰役。他很快受到一次猛烈暴風雨的襲擊。

悲慘的故事或圖畫非常鮮明地表現出耶路撒冷受到奴役和褻瀆的情景，將歐洲從麻木毫無感覺的狀況中驚醒過來。腓特烈·巴巴羅薩皇帝以及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國王，再次將十字架高高舉起。他們的軍備工作繁重因而進度緩慢，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濱海國家佔得先機。生性機靈而且早有準備的意大利人首先登上熱那亞、比薩和威尼斯的船隻。法蘭西、諾曼底和西方群島那些熱心的朝聖者，很快跟著前進。法蘭德斯、弗裡斯和丹麥實力強大的援軍，裝滿將近100艘船。北國的戰士出現在戰場上，備受矚目，他們有魁梧的體格，使用沉重的戰斧。提爾的城牆無法容納大量增加的人員，也不可能聽從康拉德的命令。他們同情呂西尼昂不幸的遭遇，也尊重他的地位，這時他剛從監牢裡釋放出來，或許是用來分散法蘭克人的軍隊。他建議收復托勒密或稱亞克，位於提爾的南邊約30英里。這座城市首次被2000名騎兵和3萬名步兵包圍，名義上聽從他的指揮。

我無須詳述這次值得紀念的圍攻作戰，延續將近兩年的時間(公元1189年7月—1191年7月)，歐洲和亞洲的部隊折損在這個狹小的地區之內。宗教狂熱的火焰激烈燃燒，帶來毀滅的憤怒。每位有真正信仰的人都要奉獻自己的生命成為殉道者，對敵人的熱情和勇氣也不得不稱讚。聽到神聖號角召喚的聲音，埃及、敘利亞、阿拉伯以及東方行省的穆斯林，在先知僕人的指揮之下集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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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拉丁把營地紮在離亞克只有幾英里路的位置，不分日夜竭盡全力要解救被圍的弟兄，增加法蘭克人的煩惱和困難。在附近地區打了9次會戰，就命運的變化和興衰來說，都能配得上迦爾默羅山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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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榮名。蘇丹發起一次攻擊，打開進入城內的通路；在另一次出擊中，基督徒突入蘇丹的中軍御帳。他們使用潛水員和通信鴿，能夠與被圍守軍保持正常的聯繫。海運時刻保持暢通，精疲力竭的守備部隊可以撤走，生力軍被源源不絕地運進來。拉丁人的營地因饑饉、戰鬥和天候的關係，人員愈來愈稀少，但是死者留下的帳篷會有新的朝聖者自動補充，並且這些新人會誇大援軍的力量與速度。傳聞使平民感到驚愕，聽說教皇親率不可勝數的十字軍，開拔以後已經到達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進軍使東部響起更為急迫的警報，他在亞洲遭遇障礙，或許就是在希臘境內，這完全是薩拉丁政策所產生的力量。薩拉丁對於巴巴羅薩非常忌憚，聽到他死亡的消息感到極為欣慰。土瓦本公爵疲憊不堪的殘部只剩下5000日耳曼人，基督徒看在眼裡，高昂的士氣為之沮喪。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法蘭西和英格蘭的皇家艦隊終於在亞克灣下錨，兩位國王腓力·奧古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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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金雀花王朝的理查德，都是年輕人，被激起好勝的競爭心，充滿精力地執行圍攻作戰。用盡諸般手段完全喪失希望以後，亞克的守軍只有向命運低頭。投降條約獲得批准，換取他們生命和自由的條件極為苛刻：20萬枚金幣的贖金，釋放100名貴族和1500名階層較低的俘虜，歸還神聖的真十字架。雙方的協議還有需要澄清的地方，執行的時候也會拖延，使得法蘭克人怒火沖天，在嗜殺的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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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揮之下，3000名穆斯林就在蘇丹的眼前被斬首。拉丁人在攻奪亞克以後，獲得一個堅固的市鎮和便利的港口，但是要付出重大的犧牲才換取了這樣的優勢。薩拉丁的大臣和歷史學家根據敵人的有關傳聞，曾經計算他們在不同時期兵力的總數為50萬到60萬人，被殺的基督徒超過10萬人，更大一部分在疾病或海難中喪生，數量極為龐大的部隊中只有少數能夠安全返回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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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英格蘭的「獅心王」理查德在巴勒斯坦的作戰(1191—1193A.D.)

腓力·奧古斯都和理查德一世是唯一在同一面旗幟之下作戰的法蘭西和英格蘭國王。他們自願參加神聖的服務工作，但民族之間產生的猜忌心不斷地產生干擾，形成保護巴勒斯坦的兩個黨派，彼此厭惡的程度更勝於對他們共同的敵人。在東方人看來，法蘭西國君在地位和權勢方面要更勝一籌，皇帝沒有御駕親征，拉丁人將他尊為塵世的最高領袖。他的功勳並不能與他的盛名相符，菲利浦非常勇敢，但是他的性格具有政治人物的特色，將健康和利益犧牲在這荒涼的海岸上，很快讓他感到厭煩和勞累。亞克的投降等於向他發出撤離信號，就算他留下勃艮第公爵，令他率領500名騎士和1萬名步兵負責聖地的勤務，也難以將他引起反感的告辭說成是正當的行動。

英格蘭國王的位階雖然要次一等，但在個人財富和軍事聲譽方面要優於他的對手。如果英雄主義局限於殘忍和暴虐的驍勇，金雀花王朝的理查德是那個時代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獅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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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朽功勳長存在英格蘭臣民的心頭，不僅深受愛戴，而且讓他們備感光榮。過了60年以後，那些曾經與他交過手的土耳其人和薩拉森人，留給孫輩的格言和諺語對他大加讚揚。可怖的名字被敘利亞母親用來止住兒童的啼哭，如果一匹馬在路上突然驚跳起來，騎馬的人習慣上會大聲叫道：「怕什麼!難道理查德王躲在那裡？」他對伊斯蘭教徒的殘忍完全出於個人的脾氣和宗教的狂熱，但是我不相信他身為軍人，自由揮灑長矛時毫無所懼，竟然自貶身份去磨利佩劍，好對付英勇的兄弟蒙費拉的康拉德，事實上康拉德在提爾被幾名暗中下手的刺客殺死。
[143]



等到亞克投降和腓力離開以後，英格蘭國王領導十字軍人員收復海岸地區，愷撒裡亞和雅法這幾座城市加入破碎的呂西尼昂王國。從亞克到阿什凱隆的行軍是100英里，這是一場長達11天的重大會戰。薩拉丁的部隊陣容零亂喪失秩序，他仍舊帶著17名衛士留在戰場上，還是沒有降下他的隊標，也沒有停止黃銅定音鼓的震耳響聲。他再度整頓隊伍重新發起衝鋒，宣講師或先鋒官大聲向「唯一真主」祈求，大家要像男子漢大丈夫一樣站起來，打倒信奉基督教的偶像崇拜者。但是已經沒有力量可以阻止這些偶像崇拜者的進軍。蘇丹只有將阿什凱隆的城牆和建築物全部夷為平地，以防範十字軍佔領以後，在埃及的邊界建起堅固的堡壘。在這個嚴寒的冬季，雙方收兵休養生息。等到春天來臨，法蘭克人夜以繼日地向著耶路撒冷進軍，英格蘭國王的旗幟在前面做嚮導，用主動的精神攔截一支有7000匹駱駝的運輸隊伍或商隊。

薩拉丁將他的指揮營地設在聖城，但是這座城市受到驚慌和爭執的打擊。他實施齋戒和祈禱，並且向大家講道以安定人心，公開宣佈絕不會獨自離開，要與大家一起面對圍城的危險。但他的馬穆魯克衛隊記得同伴在亞克的下場，拿反叛作為威脅向蘇丹施壓，要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和他們的勇氣，好讓宗教和帝國在未來獲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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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突然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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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穆斯林安然無恙，他們將這個喜訊歸於天降奇跡，理查德的桂冠因戰友的審慎或嫉妒而頓告枯萎。這位英雄蒙著面紗衝上高崗，發出憤恨不平的喊聲：「那些不願前去拯救基督之墓的人，他們沒有資格看聖地一眼。」等到他返回亞克以後，收到雅法被蘇丹奇襲的消息，他立刻登上幾艘商船，抵達岸邊後，躍馬跳上沙灘。他的到來使得堡壘立刻解圍，6萬土耳其人和薩拉森人在他的部隊前面逃走。等到他們察覺理查的兵力處於劣勢，第二天早晨又來圍攻，發現他帶著毫不在乎的樣子在城門前面紮營，只有17名騎士和300名弓箭手，他根本不計算敵人的數量，衝上前去抵擋他們的進攻。我們從敵人的證詞中獲知，英格蘭的國王執著長矛，騎著狂烈的怒馬沿著戰線從右翼飛馳到左翼，沒有一個敵手敢出來應戰。難道我在寫奧蘭多和阿馬迪斯的傳奇小說嗎？

就在雙方進行敵對行動期間，法蘭克人和穆斯林展開了遲滯而冗長的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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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判時斷時續，有一些行動能表現皇家的禮儀，雙方互贈冰塊和水果作為禮物，或是用挪威的獵鷹交換阿拉伯的駿馬，能夠緩和宗教戰爭的嚴酷和固執。從互有輸贏和禍福無常的結局，君王的心中產生疑惑，上天在他們的爭吵當中一直保持中立。雙方在經受考驗以後，知道沒有希望獲得決定性的勝利。理查德和薩拉丁兩人的健康都已每況愈下，分別遭到萬里以外國內戰亂所帶來的災禍。金雀花王朝的君主急著要去懲處那些不義的敵手，趁他遠離本土時竟敢侵略諾曼底；蘇丹的心中充滿了好戰的熱情，人民成了犧牲品而士兵是工具，他們的呼籲軟化了他不屈不撓的心志。英格蘭國王提出的要求是歸還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真十字架，非常堅定地宣稱，他自己和朝聖的弟兄寧願為虔誠的工作葬身異域，也不願帶著羞辱和悔恨返回歐洲。

但薩拉丁憑著良心，在沒有獲得巨額的補償之下，拒絕基督徒的偶像在此地重新出現，更不能促進偶像崇拜的活動死灰復燃。他用同樣強硬的態度表示，他基於宗教和民事的權力能夠合法統治巴勒斯坦，同時詳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理由，拒絕接受有關拉丁人重建或瓜分耶路撒冷王國的任何條款。理查德建議他的妹妹和蘇丹的弟弟聯姻，但因為信仰不同而無法成功：公主對於嫁給土耳其人感到厭惡，阿迪爾或稱薩法丁很難放棄一夫多妻制。薩拉丁借口雙方語言不通，婉拒親自出席當面討論。他們派出的通譯和使節運用各種技巧和拖延手法來操縱談判，最後的協議還是受到兩邊熱心人士的責難，他們分別是羅馬的教皇和巴格達的哈里發。協議規定：要開放耶路撒冷和聖墓，前往朝聖的拉丁基督徒無須繳交貢金也不能被騷擾；阿什凱隆被完全摧毀以後，拉丁基督徒可以完整地擁有從雅法到提爾的海岸地區；停戰協定應該將的黎波里伯爵和安條克王子包括在內；在三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內中止所有的敵對行為。

兩軍主要的首領全都發誓遵守條約的規定，但是國君只要口頭答應和舉右手表示同意即可，皇家的尊嚴可以免於宣誓，因為這種動作通常暗示對謊言和失信的疑慮。理查德乘船返回歐洲(公元1192年9月)的下場是遭長期囚禁和英年早逝，沒過幾個月薩拉丁也結束了他那光榮的一生。東方人描述他在大馬士革的過世，對後人產生了極大的啟迪作用，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他對三個宗教給予同樣的恩惠，最後他用壽衣而非旗幟向東方提出警告，偉大的事功不僅變遷無常而且很難持久。團結的帝國在薩拉丁死後(公元1193年3月4日)成為一片散沙，他的兒子們受到他們的叔父薩法丁強大武力的壓迫；埃及、大馬士革和阿勒頗的蘇丹因為利害關係恢復了原有的敵意；法蘭克人在沿著敘利亞海岸地區的城堡中站穩腳跟，呼吸著自由的空氣，對於未來充滿希望。


 九、英諾森三世發起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198—1216A.D.)

征服者豎立代表至高聲名的「紀念碑」，使人聽到為之驚懼不已，那就是薩拉丁的什一稅。這種全面稅法是為著聖戰的需要，而強加在俗家甚或拉丁教士的身上，運用起來獲利極豐，即使時機消逝也難以廢止。類似的貢金成為教會聖俸什一稅的基礎，羅馬教皇將徵稅權力授予天主教國家的君王，或保留給使徒教區直接掌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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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的酬勞必然可以增加教皇對光復巴勒斯坦的興趣。等到薩拉丁去世以後，教皇用信函、使節或傳道士在各地倡導十字軍，要完成這項神聖的工作必須依靠英諾森三世的熱誠和才能。這位教士年紀輕輕卻雄心萬丈，使聖彼得的繼承人臻於偉大的頂峰，他在18年的統治時間裡，用專制的手法控制著皇帝和國王，可以任意加以擢升和罷黜。要是他們冒犯這位高高在上的聖主，就會受到禁令的處分，剝奪他們在數月或數年之內參加基督徒禮拜儀式的權利。在拉特蘭宮舉行的國務會議中，他的作為使他看上去不僅是東部和西部的教會負責人，更像一位塵世的統治者。英格蘭的約翰跪在他派遣的使節腳前，交出頭上的冠冕。英諾森可以誇耀兩項最偉大的勝利，能夠摧毀人類的理性和良知，那就是「聖餐變體論」的學說和「宗教裁判所」的設立。在他的呼籲之下，發起第四次(1203 A.D.)和第五次(1218 A.D.)十字軍東征，不過除了匈牙利有一位國王參與，其餘都是位階列於第二等的諸侯，他們親自率領朝聖的隊伍，兵力並不符合計劃的要求，產生的結果不能滿足教皇和人民的希望和意願。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從敘利亞轉向君士坦丁堡，希臘人或者說是羅馬帝國被拉丁人征服，形成下一章極其適切和重要的主題。在第五次十字軍東征中，20萬法蘭克人在尼羅河最東邊的河口登陸，他們懷著合理的願望，認為佔領埃及就可以打敗巴勒斯坦，因為埃及是蘇丹的政治中樞和糧食倉庫。經過16個月的圍攻，穆斯林為達米埃塔的失陷而悲痛不已。但是擔任使節的貝拉基烏斯運用教皇的名義，擅自侵犯將領的職權，他的傲慢和無禮斷送了基督徒的大軍。患病的法蘭克人被尼羅河的洪水和東方人的軍隊圍困，只能用撤離達米埃塔作為條件，交換安全的退卻機會、朝聖者的租借用地和真十字架的可疑遺物。部分的失敗原因可以歸咎於十字軍人員的膽大妄為和數量增多。歐洲的皇室家族在同一時期，要用倡導十字軍的作為來處理棘手的問題，像是立沃尼亞的異教徒、西班牙的摩爾人、法蘭西的艾伯塔異端，以及西西里的國王。在這種論功行賞的服務方式之下，國內的志願人士從宗教方面獲得同樣的恩典和賞賜，還有更多的塵世報酬。甚至就是教皇也要用滿腔熱血來對付內部的敵人，有時就會將敘利亞弟兄所遭受的苦難忘得乾乾淨淨。

從十字軍最後的時代開始，教皇抓住機會控制軍隊和稅務，一些深入考量問題、具備理性思維的人士，懷疑從第一次普拉森提亞宗教會議開始，羅馬教廷的政策就在規劃和執行整個十字軍運動。這些疑慮並非依據東征的性質或事實。聖彼得的繼承人顯然是在追隨而非引導習俗和偏見所產生的衝動，他們摘取迷信的時代天然生長、已經成熟的果實，事先不知道季節的狀況，也沒有耕耘土地。他們采收這些果實絲毫不感勞累，更無須冒險犯難。英諾森三世在拉特蘭的國務會議上形成含糊的決議，要以自身為榜樣來激勵十字軍人員採取行動，但是神聖船隻的領航員不能放棄手裡的舵，巴勒斯坦也不可能得到羅馬教皇親臨的祝福。


 十、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二世實踐誓言獲致的成就(1228—1243A.D.)

朝聖者的個人、家庭和產業在教皇直接保護之下，身為精神生活的贊助人立即宣稱他們擁有各種特權，指導朝聖者的行為，同時用操控和譴責的手法逼迫他們完成誓言。腓特烈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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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巴巴羅薩的孫子，陸續成為教會的被監護人、仇敵和被犧牲的受害人。21歲時他聽從監護人英諾森三世的指導舉起十字架，在皇家和帝國的加冕典禮中，一再重複宣佈同樣的承諾。他與耶路撒冷女繼承人結婚，對於他們的兒子康拉德的世襲王國，要負起防衛的責任。但是等到腓特烈年齡漸長而權勢日增，年輕時代魯莽的保證使他悔悟，自由的思想和知識對心靈產生啟發作用，教導他要藐視迷信的幻影和亞洲的冠冕，因而對英諾森的繼承人不再存有同樣的尊敬態度。他的雄心壯志全集中在光復從西西里到阿普裡亞的意大利王國，計劃的成功會使教皇退回到原始教會的簡樸生活。

經過12年的拖延和推辭以後，教皇用乞求和威脅促使皇帝定出前往巴勒斯坦的時間和地點。在西西里和阿普裡亞的港口，他所準備的艦隊有100艘戰船和100艘其他船隻，建造完成以後可以運送和登陸2500名騎士，連帶他們的馬匹和扈從。他在那不勒斯和日耳曼的諸侯組成一支實力強大的軍隊，根據權威的報道，英格蘭十字軍人員的兵力擴展到6萬人。但是繁重的準備工作無可避免或是故意產生遲緩的現象，那些比較貧窮的朝聖者耗盡他們的精力和給養，疾病和逃亡使人數日益稀少；卡拉布裡亞酷熱的夏季等於提出預告，敘利亞戰役會帶來重大的災難。皇帝終於在布倫迪西烏斯揚帆發航，率領的艦隊和軍隊共有4萬人馬。但是他只在海上停留了3天的時間，全軍就匆忙撤回。根據他的朋友提出的說法，是他突然患病，雖然不嚴重卻痛苦難忍；他的敵人指控他蓄意抗命拒不服從。

格列高利九世對腓特烈中止神聖的誓言，施以逐出教會的處分，而為了對他擅自將完成誓言的時間延到次年進行懲罰，同一位教皇再度對他處以破門罪。當他還在十字架的旗幟之下服役時，為了對付他，教皇在意大利發起國內的十字軍，等到他從巴勒斯坦回國後，被迫要對自己所受的傷害懇求教會的諒解。巴勒斯坦的教士和軍事的騎士團事先已獲得通知，拒絕他參與宗教活動並且反抗他的指揮。就是在自己的王國裡，他也被迫同意營地的命令，使用上帝和基督教共和國的名號。腓特烈凱旋進入耶路撒冷，聖墓的祭壇上放著王冠，他用自己的手拿下來為自己加冕(沒有一位教士願意執行這項職務)。但教長在教堂公佈一項禁令，說他的出席是褻瀆神聖的行為；醫院和聖殿騎士通知蘇丹，說他前往約旦河遊歷沒有護衛隨身，很容易發起突擊將他殺死。

在這種宗教狂熱和黨派傾軋之下，勝利毫無希望，防衛非常困難，最後還是獲得有利的和平，這可能要歸功於伊斯蘭信徒之間的爭執，以及他們對腓特烈品格的尊敬。教會的敵人遭到指控：對異教徒保持善意和友好的交往，這種行為不符合一個基督徒的身份；藐視這塊不毛之地；縱情於邪惡的思想，曾經信口開河說，如果耶和華見過那不勒斯王國，就不會讓他的選民繼承巴勒斯坦當作應許之地。然而腓特烈從蘇丹手裡光復耶路撒冷、伯利恆、拿撒勒、提爾和西頓等地，拉丁人受到允許可以在城市居住和加強防務。他頒布了一部民事和宗教自由平等的法典，適用於耶穌以及穆罕默德的信徒，前者可以在聖墓舉行禮拜儀式，後者可以在神聖清真寺祈禱和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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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從此處開始前往天堂的夜行。教士痛恨這種引起反感的宗教寬容，勢力已經衰弱的穆斯林逐漸遭到強制驅離。

十字軍東征所有合理的目標在沒有流血犧牲的狀況下都已達成，教堂被歸還或重建，修道院得到人員的補充，在15年的時間裡，耶路撒冷的拉丁人數量已經超過6000人。對於這樣的和平與繁榮，他們不會感激這位恩主。要等到花剌子模人的入侵(1243 A.D.)，和平才宣告結束。這個外來的野蠻遊牧民族為了逃避蒙古人的殺戮，帶著他們的家人和牲口從裡海衝進敘利亞。法蘭克人和阿勒頗、霍姆斯以及大馬士革的蘇丹聯合起來，實力還是不足以遏阻這股狂暴的激流。任何人敢站起來抗拒，就被花剌子模人無情地殺死或是拖走成為俘虜。聖地的騎士團在一次會戰中幾乎全部被殲滅，城市受到劫掠，聖墓受到褻瀆，拉丁人這才開始承認並且懷念土耳其人和薩拉森人的謙和與戒律。


 十一、法蘭西國王聖路易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十字軍東征(1248—1270A.D.)

7次十字軍東征的最後兩次，是由法蘭西國王路易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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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揮。他在埃及被囚失去自由，然後在阿非利加海岸送掉性命，過世26年以後在羅馬被封為聖徒，人們不難發現他的65樁奇跡，嚴正聲明皇家的聖徒真是名實相副。
[151]

 歷史的迴響提出更為光輝的證詞，說他集國王、英雄和男子漢大丈夫的美德於一身；無論對公眾還是私人的正義行動都保持熱愛，能夠規範勇往無前的尚武精神；路易是人民的父親、鄰居的朋友和邪惡異教徒的剋星。只有迷信發揮最大的影響力，腐蝕他的理性和良知。他對於法蘭西斯和多米尼克之流的遊方僧侶，不僅抱持虔誠的信仰屈身從命，還要倣傚他們的言行；他用盲從和殘酷的宗教狂熱追剿基督的敵人；這位高居帝王之首的國君兩度離開寶座，經歷遊俠騎士的冒險犯難。

一位僧侶史學家可能會很高興地對他性格中最荒唐的部分大加推崇，但出身高貴而又勇敢的茹安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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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路易同時被囚，交情深厚，用真實的手法很自在地描繪出他的德行和過錯。我們從他的密友處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過去一直讓人覺得懷疑，那些使重要的諸侯感到沮喪的政治觀點，實際上全是這些十字軍的始作俑者所提出的主張。路易九世超過中世紀所有的君王，能成功恢復皇家的特權，但這些都是在國內而非東部，是為了自己和後代子孫的利益。他的誓言是狂熱和病態必然的產物。對於這種神聖的瘋狂之舉，如果說他是倡導者，同樣也是受害人。法蘭西為了侵略埃及，將軍隊和財力消耗殆盡，塞浦路斯的海面佈滿1800艘帆船，即使保守估計，兵力也達到5萬人。要是我們按那種帶有東方誇耀習氣的報道，相信他自己的說法，這些船搭載9500名騎士和13萬名步卒，在他的權勢庇護之下展開朝聖的行程。

全身甲冑的路易緊隨著飄揚的龍旗，率先縱身跳上海灘。達米埃塔這座防衛嚴密的城市，他的前輩圍攻了16個月才奪取(1249 A.D.)，而這次戰慄的穆斯林在第一次的攻擊中就棄守逃走，但是達米埃塔是他征服的首座城市，也是最後一座。第五次和第六次(1248—1254 A.D.)十字軍東征，基於同樣的因素也幾乎在同樣的地點，產生了非常類似的災難。整個營地感染了流行的瘟疫，在因遭受致命打擊而耽誤了一段時間之後，法蘭克人從海岸地區向著埃及首都進軍，尼羅河發生不正常的暴漲現象，他們要努力克服這一阻擋去路的障礙。法蘭西貴族和騎士在大無畏國君的眼前，表現出藐視危險和軍紀的英雄氣概。他的弟弟阿圖瓦伯爵帶著暴虎馮河的蠻勇強攻馬索拉城，一群信鴿將狀況通知開羅的居民。但是有一名士兵重新整頓逃散的隊伍，就是他在後來篡奪王國的權杖。基督徒的主力落在前衛的後面，阿圖瓦在寡不敵眾之下被殺。

拋射的希臘火如暴雨一樣落在侵略者的頭上，埃及人的戰船控制了尼羅河的航道，阿拉伯人據有開闊的鄉土。運送的給養都在途中遭到攔截，疾病和饑饉的狀況一天比一天嚴重，等到他們發現必須撤退時，已經為時太晚。東方的作者認為路易可以逃掉，只要他願意拋棄他的臣民，結果他和大部分的貴族成為俘虜。那些不願用投降服役或奉獻贖金來換取性命的人士，全部遭到殘酷的屠殺，開羅的城牆四周掛滿基督徒的頭顱當作裝飾。法蘭西國王被鐵鏈鎖住，但生性慷慨的勝利者是薩拉丁兄弟的曾孫，他將一件象徵地位的長袍送給皇室的俘虜。等到他歸還達米埃塔和支付40萬枚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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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他和被俘的士兵一起被釋放(公元1250年4月5日—5月6日)。

努爾丁和薩拉丁戰友的墮落子孫，生長在溫和的氣候和富裕的環境當中，根本沒有能力抗拒歐洲騎士的精英人物。他們的獲勝完全是靠著馬穆魯克所組成的軍隊，這些身強力壯的韃靼土著在幼年時期被從敘利亞商人的手裡買來，在蘇丹的軍營和皇宮接受訓練。但是埃及很快提供新的例證，證明羅馬禁衛軍形成幫派後有多危險，這些凶狠的猛獸原來是為了對付外人，受到激怒以後就會殘害他們的恩主。圖朗·肖是這個民族的最後一任國王，自豪於征服的成果而為馬穆魯克所謀殺。膽大包天的兇手拔出彎刀進入內室，這時國王已成階下囚，他們的手裡沾滿蘇丹流出的鮮血。堅定不屈的路易博得他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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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財好利的念頭勝過凶殘狂暴的習性，雙方終於簽訂條約，同意法蘭西國王帶領殘餘的部隊乘船前往巴勒斯坦。他們不能造訪耶路撒冷，也不願在喪失榮譽的狀況下回歸祖國，就在亞克城內浪費了四年的時光。

路易經過16年的忍辱負重和休養生息之後，回憶當年失敗的情況，激起他進行第七次十字軍東征的鬥志，這也是最後一次的十字軍東征(1270 A.D.)。經濟已經復甦而且國土有所擴張，新生一代的戰士成長起來，他充滿信心地率領6000名騎兵和3萬名步卒登船起航。安條克的失陷促使他加速行動，希望為突尼斯國王受洗的狂妄構想，誘使他向著阿非利加海岸航行。傳說在那裡可以獲得大量財富，他的部隊因此不在乎延遲向聖地的行程。他們沒有見到新入教的人，反而受到重重包圍。法蘭西人在熾熱的沙漠裡受盡飢渴死去，聖路易亡故(公元1270年8月25日)在他的帳幕之中。他才剛剛閉上眼睛，他的兒子和繼承人就發出撤退的命令。一位敘述生動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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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道：「一位身為基督徒的國王，發起戰爭對付穆罕默德的信徒，在迦太基的廢墟附近捐軀，想當年狄多把敘利亞的神明引進到這塊地方。」


 十二、馬穆魯克的掌權及驅逐拉丁王國的法蘭克人(1250—1517A.D.)

怎麼會制定一部如此偏袒和荒謬的法規，竟然宣判一個國家的當地人士，永遠要在外族和軍奴的專橫統治下過著奴役的生活？然而埃及就有500多年處於這種情況。巴哈里雅特和波吉特王朝最為顯赫的蘇丹，都是從韃靼人和切爾克斯人的行伍中脫穎而出，還有24個總督或軍隊首長，都不是由自己的兒子而是由軍奴來接任。他們制定關係到個人自由權利的丹書鐵券，就是謝利姆一世與共和國簽訂的條約。奧斯曼皇帝仍然從埃及獲得進貢和臣服的承諾，但是拘束力微不足道。

這兩個王朝除短暫的和平與安定以外，整個時期的主要特色是充滿掠奪和血腥。但不論他們的王座是否搖搖欲墜，始終能屹立在紀律嚴明和驍勇善戰兩根支柱之上，統治的地區延伸到埃及、努比亞、阿拉伯和敘利亞。馬穆魯克從800名騎兵增長到2.5萬名之眾，整個數量還要加上行省民兵10.7萬名，必要時還可獲得6.6萬名阿拉伯人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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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強勢而又積極的君王，不可能在他的海岸地區，長期容忍一個充滿敵意的獨立國家存在。法蘭克人建立的政權能夠延長大約40年，完全是靠著對手的統治還不夠穩定，蒙古人的入侵以及一些好戰的朝聖者偶然的幫助。英國讀者會從這些人當中注意到第一位愛德華的名字，他的父親亨利還健在時他已經舉起十字架。這位未來威爾士和蘇格蘭的征服者，率領1000名士兵解了亞克城之圍，帶著一支9000人的軍隊向拿撒勒前進。

愛德華獲得的名聲與他的叔父理查德不相上下，憑著英勇的行為訂立10年的休戰協定。一名宗教狂熱的刺客手執佩劍向他下手，雖然他逃脫一死，但還是身負重傷。安條克的位置已較少暴露在聖戰的災難之下，但最後仍舊被埃及和敘利亞的蘇丹邦多克達或比巴爾斯佔領和摧毀，拉丁公國遭到毀滅的命運。在這個最早獲得基督教這個名字的政治中樞，居民有1.7萬人被殺，10萬人被俘為奴，幾乎成為人煙寥落的鬼域(公元1268年6月)。濱海的城鎮拉奧狄凱亞、加巴拉、的黎波里、貝萊圖斯、西頓、提爾和雅法，以及醫院騎士和聖殿騎士堅固的城堡，全都相繼陷落。法蘭克人整個生存空間，只限於聖約翰的亞克這座城市和殖民地，這個地方有時用托勒密這個更為古典的稱呼。

等到耶路撒冷淪陷以後，距離有70英里的亞克成為基督徒的都會區，興建堅固和雄偉的建築物、供水渠道、一個人工港口和雙層的城牆。城市的人口因朝聖者和避難者不斷湧入而日益增多，在敵對行動歇止時，交通的便利引來大批東方和西方的商人，市場能夠提供各個地區的產品和各種語言的通譯。但是在許多民族混雜的情況下，各種惡行都在滋長和氾濫，在耶穌和穆罕默德的信徒當中，亞克的男女居民被認為自甘下流和墮落，法律的約束也不能糾正褻瀆宗教的不當行為。城市有很多統治者，卻缺乏管理的機構。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的國王，呂西尼昂王朝的國王，安條克的王子，的黎波里和西頓的伯爵，醫院、聖殿和條頓騎士團的成員，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共和國，教皇的代表，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國王，都自認有獨立管轄的權力。17個法庭掌握生死大權，每個罪犯在相鄰的居住區得到保護。各個民族之間永遠存在著猜忌之心，經常爆發流血衝突。有些亡命之徒侮辱十字架的形象，沒有能力付賬就去搶劫伊斯蘭教徒的村莊。19位信譽良好的敘利亞商人被基督徒綁走吊死，基督徒拒不認罪使得哈利勒蘇丹師出有名。他率領6萬名騎兵和14萬名步卒向著亞克進軍，他的炮兵(要是這個詞當時可用的話)行列不僅數量很多而且非常鈍重，一門投射機具的木製結構拆開要用100輛大車運送。曾經在哈馬的部隊裡服役的皇室歷史學家阿布爾菲達，就是這場聖戰的目擊者。法蘭克人即使罪大惡極，狂熱和絕望也激起了他們的勇氣。但是17個首領爭權奪利，使得自己的力量成為一片散沙，蘇丹的戰力能從各方面施以壓倒性的打擊。

經過33天的圍攻，雙重城牆終於被穆斯林突破(公元1291年5月18日)，主要塔樓被他們的投射機具摧毀，馬穆魯克發起全面攻擊，城市遭到殺戮和洗劫，6萬名基督徒不是死亡便是成為奴隸。聖殿騎士的修道院——也可以說是城堡——多守了三天，但是他們的盟主中箭陣亡，500名騎士只有10人倖存，最後還是得不到赦免，被送上絞架吊死，比起力戰被殺的犧牲者更為不幸。耶路撒冷國王、教長和醫院騎士團的盟主費盡力氣撤退到岸邊，然而海面上狂風暴雨不斷而且船隻不足，大部分逃亡人員在到達塞浦路斯之前慘遭溺斃，否則呂西尼昂王朝即使丟了巴勒斯坦，能夠返回家鄉也可獲得一點安慰。蘇丹下達命令，將拉丁城市所有的教堂和工事夷為平地，出於貪婪或恐懼的動機，聖墓仍舊向虔誠和失去自衛能力的朝聖者開放。長期以來迴響著世界大辯論之聲的海岸，為一陣哀憐和孤獨的寂靜氣氛所籠罩。


 第六十章 希臘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君士坦丁堡的情況 保加利亞人作亂 艾薩克·安吉盧斯被弟弟阿歷克塞推翻 第四次十字軍的起源 艾薩克之子與法蘭西和威尼斯聯盟 兩國的海軍遠征君士坦丁堡 兩次圍攻最後被拉丁人奪取城市(697—1204 A.D.)

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立的西部帝國，很快被希臘和拉丁的教會瓜分。信仰和民族的仇恨，仍舊使基督教世界兩個最大的宗教組織，保持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希臘的分裂主義離間最有用的盟友，觸怒最危險的仇敵，使東羅馬帝國墜入衰亡的深淵。


 一、希臘人和拉丁人的民族仇恨和宗教分裂(857—1200A.D.)

在當前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希臘人對拉丁人的憎惡常常是極為明顯和司空見慣之事，最早的起源是痛恨受到羅馬人的奴役，到了君士坦丁時代以後，出於平等或支配的關係而感到驕傲，擺出不可一世的姿態。後來反叛的臣民寧願與法蘭克人結盟，雙方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希臘人在每一個時代，都會因塵世和宗教知識的優越性而自豪：是他們首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們宣佈了7次大公會議的信條；唯獨他們擁有經義和哲學的語言，那些沉淪在西部黑暗之中的蠻族，對深奧而秘密的神學問題的辯論，根本沒有資格發表意見。那些蠻族反過來又藐視東部的人士，說他們是異端邪說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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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挖空心思的爭辯和永不休止的浮躁，慶幸自己能保持使徒教會的傳統，滿足於簡樸純潔的教義。

7世紀的西班牙宗教會議和以後的法蘭西宗教會議，對有關「三位一體」的第三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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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改進，或是毀棄尼西亞信經。在東部進行的長期爭論中，對於基督的屬性和世系都非常審慎地加以界定，眾所周知的聖父和聖子關係，似乎在人的心靈中產生了一個模糊的印象。生育的概念很難與聖靈相提並論，而且就正統基督徒的認定，聖靈並不是神所賜予的禮物或象徵，而是一種物質、一個人、一個神。聖靈不是自父而生，而是按照正統的方式「已經發生」，這種存在難道僅來自聖父，或是來自聖子？還是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希臘人堅持第一種觀念，拉丁人認定後面這種看法。尼西亞信經在聖父和聖子之間加上「暨」這個連接詞，引起東方教會和高盧教會激烈的爭執。在這場爭論剛發生時，羅馬教皇裝出保持中立的溫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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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山外高盧教友的這種創見，雖然加以譴責，但對他們的這種情緒卻加以認可，很想給節外生枝和毫無必要的探索蒙上一層寂靜和寬恕的面紗，讓人無法一窺真面目。從查理曼大帝和利奧三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教皇儼然以心胸開闊的政治家自居，偉大的君王反而自貶身價，像是個性浮躁和滿懷偏見的教士。羅馬的正統教會迎合現實政策所引發的衝動，利奧想要擦掉的「暨」已被列入信條，在梵蒂岡的禮拜儀式中吟唱。尼西亞和阿塔納修斯的信條被奉為正統信仰，如果沒有這些教義，無人可以獲得救贖。現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要忍受和回敬希臘人的詛咒，希臘人否認聖靈同時來自聖父和聖子。諸如此類有關信仰的項目很難被列入協商的議程，但是那些遙遠和獨立的教會對於紀律的要求有不同的規定，甚至就是神職人員從理性方面考量，也認為這種細微的差異無可避免，不會造成傷害。

羅馬的計謀或迷信規定，教士和輔祭要嚴格遵守獨身的職責，對希臘人而言守貞只限於主教，這樣的犧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為補償，或是年事已高易於克制。教區的教士可以成為父親，能夠與進入聖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樂。11世紀「無酵餅」的問題引起激烈的爭辯，無論在東部還是西部，領聖體儀式本質上的差異，在於使用「發酵」還是「無酵」的麵包。在這本嚴肅的歷史著作中，我對於拉丁人長期處於守勢，是否應該提一提對於他們的嚴厲指責？他們忘記了使徒要遵守的教義，不得食用動物的血和絞死而未放血的動物，每個星期六還要禁食，這都是猶太人規定的律法。在大齋期的第一周，他們允許食用奶類和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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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意志不堅或體格虛弱的僧侶還可以盡情吃肉，要是沒有植物油就用動物脂肪來代替。在洗禮中塗聖油只限於主教團，主教就像來到教堂的新郎，手裡戴著戒指。他們的教士全都修面刮光鬍鬚，把人浸在水裡就算完成洗禮。君士坦丁堡的教長被這些罪行激起憤怒的狂熱情緒，拉丁教會的神學家以同樣的狂熱肯定這些神聖的行為。

固執己見和民族恩怨，對於任何爭論的問題都會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希臘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領導地位的高級教士強烈的好勝心理：要維持古老都會教區至高無上的地位，使之居於所有的教區之上；要使統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獨一無二的權勢，不得屈居於任何城市之下。大約在公元9世紀中葉，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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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衛隊隊長和御前大臣，靠著功勞和寵愛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長這個極其難得的職位。他的學問淵博，甚至教會方面的知識也勝於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從未受到任何譴責，但是他的任職過於倉促，晉陞也不合常規。那位受到排擠的前任伊格納提烏斯，仍舊受到公眾熱情的擁護和追隨者頑固的支持。他們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訴，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滿野心的羅馬教皇，正巧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東部的對手進行審判和定罪。後來因保加利亞國王和民族的教會管轄權而發生衝突，他們之間的爭執變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亞人皈依基督教，對這兩位最高職位的教士不會產生任何作用，除非他們能夠計算出來，在自己管轄的教區之內有多少臣民改變信仰。

希臘教長得到本國法庭的協助贏得勝利，但是瘋狂的競爭讓他接著罷黜聖彼得的繼承人，並且大肆譴責拉丁教會傳播異端和製造分裂。佛提烏為滿足一己之私，為了獲得短暫而不穩的統治，情願犧牲世界的和平。他隨著保護人巴爾達斯一起垮台。伊格納提烏斯的年齡和地位一直未受到應有的尊敬，馬其頓人巴西爾恢復他的身份，扮演主持正義的角色。佛提烏從他的修道院或囚禁之處，用充滿悲情的訴求和極具技巧的奉承，使得皇帝能夠回心轉意，等他再度登上君士坦丁堡教長的寶座，他的對手一直在暗中窺伺。等到巴西爾過世以後，他體驗到宮廷的興衰浮沉和皇家門生的忘恩負義。這位教長再度被黜，在最後的日子裡，他過著孤獨的生活，可能會緬懷世俗和學習生活的自由。在教會每一次的變革中，統治者的一個眼色或示意，就會被順從的教士當成聖旨接受。一個有300位主教參加的宗教會議，隨時準備為神聖的佛提烏高聲歡呼，或是為他的失寵而大肆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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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治者用給予救援或獎賞之類的承諾，蒙騙誘使教皇贊成不同的禮拜程序，教皇的信函或派遣的使節批准君士坦丁堡召開宗教會議。但是宮廷、人民、伊格納提烏斯、佛提烏，他們都反對羅馬教皇提出的要求，派遣的聖職人員遭到羞辱或監禁，護送聖靈的行列和儀式全部被人遺忘；保加利亞永遠成為拜占庭王權的附庸；這位不守規定多次舉行授予聖職儀式的教長，受到羅馬教皇嚴厲的譴責，使得分裂的局面繼續延續下去。

公元10世紀的黑暗和腐敗使得兩個民族暫停了雙方的來往，在心靈方面更難復交和好。但等到諾曼人用武力迫使阿普裡亞教會回歸羅馬的管轄之下，希臘教長發出過於急躁的牧函，警告那些紛紛離去的教友，避免犯下拉丁人的過錯，唾棄褻瀆神聖的行為。羅馬的威望如日東昇，不能容忍一個叛徒的侮辱，教皇的使節竟然在君士坦丁堡的市中心，公開將米凱爾·塞魯拉裡烏斯逐出教會(公元1054年7月16日)。他們拂袖而去，把可怖的破門律呈獻給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祭壇，上面列舉了希臘人7條重大的異端邪說，把有罪的導師和不幸的信徒，打成魔鬼和墮落天使一夥，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教會和國家要是發生緊急狀況，有時就會恢復友好的關係，用仁慈和融洽的言辭來裝點門面，但是希臘人從未放棄謬誤的觀念，歷任教皇也未撤銷他們的判決。

我們可以把這一晴天霹靂，視為分裂最終形成的起點。羅馬教皇每次只要採取雄心壯志的行動，就會擴大分裂；希臘皇帝對他的兄弟日耳曼國王可恥的命運，總是感到無比的羞愧和驚悚；人民對於拉丁教士的世俗權力和軍事生活，始終懷著氣憤和感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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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人和拉丁人道不同不相為謀(1100—1200 A.D.)，在前面3次聖地遠征中產生矛盾，後來到了公開決裂的地步。阿歷克塞·科穆尼努斯使盡諸般手段，不讓勢力強大的朝聖隊伍出現。他的繼承人曼紐爾和艾薩克·安吉盧斯變本加厲，要與伊斯蘭信徒同謀，消滅法蘭克人幾位最主要的君主。這種極其陰險和邪惡的謀略，得到各階層臣民自願的從命和積極的支持。毫無疑問這種敵對的情緒，大部分要歸因於世界上各民族的隔閡和疏遠，以及語言、服裝和習俗的相異。一個國家要是被外國軍隊闖入，這些外國人還聲稱自己有權穿越領土和通過首都的城牆，這樣就會使統治者的自尊受到很深的傷害。他的臣民被殘酷的西部陌生人侮辱和洗劫，怯懦的希臘人在暗中嫉妒法蘭克人的英勇，能夠完成光復聖地的虔誠工作，更加深了心中難解的仇恨。

民族之間相互敵視的世俗根源，被宗教狂熱的毒液所加強和刺激。他們得不到東部弟兄的親密擁抱和熱情歡迎，每個人不斷重複著分裂主義和異端分子的指責。這些話在正統教徒聽起來，比異教徒和不信者更為刺耳。他們和他們的導師沒有因信仰和儀式的基本一致而受到喜愛，反而因在紀律的規定和神學的問題上與東部教會有所不同而備遭厭惡。路易七世進行十字軍東征時，希臘教士要洗刷和淨化他們的祭壇，說是被一個法蘭西神父的獻祭所褻瀆。腓特烈·巴巴羅薩的同伴極為悲痛，感覺到主教和僧侶的積怨已深，使他們在言語和行動兩方面都受到傷害。這些聖職人員的祈禱和布道，總是極力鼓動人民反對西部的蠻族。教長被指控曾經宣稱——信徒只要消滅教會的分裂主義者，所有的罪孽都可以獲得救贖。一個名叫多羅修斯的狂熱分子，信誓旦旦地預言，日耳曼異端會攻打布拉契尼斯的城門，使得皇帝大為驚慌。然後他又說上帝的報復會給世人樹立榜樣，讓皇帝恢復信心。這些戰力強大的部隊通過國土，是極其少見和充滿危險的事件。但是十字軍東征使得兩個民族進行頻繁而常見的交往，擴大雙方的知識範圍，卻沒有消除他們的偏見。

君士坦丁堡的財富和奢侈需要依靠世界各地的物產來維持，進口的品項靠著眾多居民的技術和勤勞獲得平衡，地理位置吸引全世界的商人。城市存在的每個時期，海外貿易全部操縱在異族手裡。等到阿爾馬菲沒落以後，威尼斯人、比薩人和熱那亞人都在帝國的都城建立工廠定居下來，良好的服務所獲得的報酬是崇高的地位和稅務的豁免。他們擁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權，與當地人士的通婚增加了家庭的人口。在容忍建立伊斯蘭的清真寺以後，更不可能禁止奉行羅馬禮拜儀式的教堂。曼紐爾·科穆尼努斯的兩位妻子都是法蘭克人，頭一位是康拉德皇帝的小姨，第二位是安條克王子的女兒。曼紐爾又為他的兒子娶了法蘭西國王腓力·奧古斯都的女兒，把女兒嫁給蒙費拉侯爵，這位侯爵在君士坦丁堡皇宮接受教育，獲得很高的官位。希臘人與西部的軍隊開戰，渴望能夠奪取西部帝國。曼紐爾欣賞法蘭克人的英勇也相信他們的忠誠，授予他們法官和財務官等待遇優厚的職位，這些不適當的做法反而使他們無法發揮軍事才能。

曼紐爾的政策是求得教皇的結盟，公眾大聲疾呼，指控他偏袒拉丁民族和他們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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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和他的繼承人阿克裡蘇斯統治期間，君士坦丁堡對他們的指控是外國人、異端和徇私者。等到宣告安德洛尼庫斯還朝和即位以後，這三重罪惡得到嚴厲的清算(1183 A.D.)。人民揭竿而起，暴君從亞洲海岸派遣部隊和船隻，幫助他們進行這場民族的復仇運動。外鄉人毫無希望的抵抗，只能證實大眾的憤怒已經到了殺人嫌刀劍不夠鋒利的程度。這些死在民族仇恨、貪婪和宗教狂熱之下的犧牲品，無論是年齡、性別、朋友還是親戚關係，都不能讓他們獲得逃生的機會。拉丁人被殺死在家中或街頭，他們的居住區化為一片灰燼，教士被燒死在教堂裡面，病人死在醫院。他們比較仁慈的舉動，是將4000名基督徒賣給土耳其人當作永久的奴隸，從而可以大致估計出有多少人遭到屠殺。為了摧毀教會的分裂主義者，教士和僧侶採取最積極的行動，發出最響亮的吶喊聲。當教皇使節紅衣主教的頭被割下來，綁在一隻狗的尾巴上面，帶著野蠻的諷嘲意味被拖過街道時，他們竟然向上帝高唱感恩的讚美詩。

那些消息靈通的外鄉人聽到最初的警報，很快撤到他們的船上，穿過赫勒斯滂海峽，逃離血流漂杵的現場。在他們趕回國的路途上，沿著海岸燒殺擄掠長達200英里的地區，要在帝國無辜的臣民身上實施殘忍的報復，特別將教士和僧侶當成罪不可赦的仇敵，從搶劫的累積來補償所損失的財物和朋友。等到他們返回故國，向意大利和歐洲揭露希臘人的富裕和虛弱、背信和惡毒，他們的罪惡被描述成貨真價實的異端分子和分裂主義。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過於審慎，錯失了佔領君士坦丁堡的大好機會，只有這樣才可以確保前往聖地的通道。後來東部發生一次內部的革命，誘使威尼斯人和法蘭西人乘虛而入，很快完成了對東羅馬帝國的征服。


 二、艾薩克統治的惡行和被其弟篡權的本末(1185—1203A.D.)

在一系列拜占庭皇帝當中，我已展現出安德洛尼庫斯的偽善和野心、暴政和敗亡，他是統治君士坦丁堡的科穆寧家族的最後一位男性。那場使暴君一頭從寶座上面栽下來的革命，救出艾薩克·安吉盧斯的性命，還能讓他登基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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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185年—1195年9月12日)，他出身於同一王朝女性世系的後代。安吉盧斯的作為酷似尼祿，他可能會發現，要想無愧於臣民的愛戴和尊敬極其容易。即使大眾有時也對安德洛尼庫斯的施政不無遺憾。這個暴君有清醒和靈活的頭腦，能夠明白個人和公眾之間的利益關係。當那些能使他有所顧忌的人都對他感到畏懼時，毫無戒心的人民和遙遠的行省可能會感到慶幸和祝福，能有這樣一位堅持正義原則的主子。但是那位推翻他的繼承人渴望和嫉妒他的最高權力，他卻根本沒有勇氣和能力去貫徹執行。艾薩克的惡行對人類極其有害，提到美德(如果他能有任何美德的話)可以說是一無是處，希臘人把這些災難歸咎於他的大意和疏忽，拒絕承認他有任何短暫或偶然的功勞能夠有利於那個時代。

艾薩克整日無所事事地高居寶座，只有聲色之娛能使他振奮起來，靠著喜劇演員和小丑陪他取樂打發時間，甚至這些小丑對皇帝都心存鄙夷和不齒。他的喜慶宴會和宮殿建築都遠超過皇室奢華的標準，宦官和僕從的總數高達2萬人，每天的開支是4000磅白銀，使得每年家用和飲食的經費高達400萬英鎊。他全靠壓搾的手段解決巨大的赤字，對賦稅的任意徵收和應用更加激起公眾的不滿。希臘人計算他們受到奴役的天數時，有名善於奉承的預言家向他提出保證，因此獲得了教長的職位。預言家說他有32年戰果輝煌的長期統治，無上的權勢擴展到利巴努斯山，征服的地區將越過幼發拉底河。不過他為了實現預言唯一向前邁出的步伐，是向薩拉丁派遣陣容龐大和成員複雜的使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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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他歸還聖墓，還要與基督徒的仇敵簽訂攻守同盟。希臘帝國剩餘的國土在艾薩克和他兄弟這兩個廢物手裡徹底葬送了。塞浦路斯這個光憑名字就會給人帶來高雅和歡樂感覺的島嶼，被一位與他同名的科穆寧君王所篡奪。在一連串相互關連的奇特事件之後，英格蘭的理查德用他的劍將這個王國贈給呂西尼昂家族，作為他喪失耶路撒冷非常豐盛的補償。

保加利亞人和瓦拉幾亞人叛亂(1186 A.D.)，使王國的榮譽和首都的安全受到很深的傷害。自從巴西爾二世獲得勝利以來，在170多年的時間裡，他們始終支持拜占庭君主鬆散的統治，但君士坦丁堡對於這些野蠻的部落，沒有採用任何有效措施來加強法律和習俗的約束力量。在艾薩克的命令之下，他們賴以為生的牛群和牲口全被趕走，奉獻給盛大排場的皇家婚禮。他們那些凶狠的武士在軍中服役，得不到平等的階級和應有的薪餉，心中感到憤憤不平。兩位有古代國王血統的勢力強大的首領彼得和阿桑，要求他們應有的權利和民族的自由。有些裝神弄鬼的騙子向群眾宣稱，聖德米特裡烏斯這位光榮的主保聖徒已經永遠拋棄了希臘人的事業，於是一場戰火從多瑙河一直燒到馬其頓和色雷斯山區。艾薩克·安吉盧斯和他的兄弟經過差強人意的努力，不得不默認他們的獨立。皇家軍隊很快在海姆斯山的隘口一帶，發現沿路散佈著戰友的白骨，士氣為之沮喪。第二個保加利亞王國憑著約安尼斯的武力和政策，能夠穩固地建立起來。精打細算的蠻族向英諾森三世派遣使臣，認同自己在血統和宗教方面都是羅馬的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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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恭敬的態度接受教皇授予的鑄幣權、皇家的頭銜以及拉丁總主教的聖職。保加利亞一直是分裂運動的首要目標，梵蒂岡為精神上的征服而欣喜萬分。要是希臘人能保住教會的管轄權，就是放棄對那個王國的統治權，也會感到滿意。

保加利亞人懷著惡毒的念頭，希望艾薩克·安吉盧斯能夠長命百歲，這是他們自由和繁榮的最可靠保證。然而他們的首領卻不分青紅皂白，對於皇帝的家族和整個民族，都表現出極為藐視的態度。阿桑對他們的軍隊說道：「對於所有的希臘人而言，同樣的氣候、性格和教育，就會產生同樣的果實。」這位武士繼續說：「請看這根長矛的紅纓和旗幟上面飄動的長幡，質料是同樣的絲綢，是由同一個工匠製造而成的，僅僅顏色不同而已。染成紫色的幡帶並不見得價值更高，或是有什麼特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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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艾薩克統治帝國期間，好幾位爭奪紫袍的競爭者旋起旋滅。有一位擊退西西里艦隊的將領，被忘恩負義的君主逼得造反，最後走上毀滅之途。暗中的陰謀活動和民眾的揭竿而起，擾亂了他那豪奢的休閒生活。皇帝能保住性命完全是出於偶然，多虧了幾個奴僕的賣力，但他最後還是被狼子野心的弟弟推翻，為了一頂並不穩靠的皇冠，親情、忠誠和友愛的職責，全部被置之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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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薩克在色雷斯山谷，盡情享受懶散和單調的狩獵之樂，他的弟弟阿歷克塞·安吉盧斯在軍營受到一致的推舉，穿上紫袍登基稱帝(公元1195年—1203年4月8日)，首都和教士同意他們的選擇。虛榮心重的新君拋棄父輩傳承的名字，採用科穆寧家族高貴的皇室稱號。我已經用盡藐視的言辭，來描述艾薩克可鄙的天性，這裡只能補充幾句：在8年的統治期間，更為下流無恥的阿歷克塞獲得妻子的支持，身為皇后的優芙羅西尼犯下各種男性常犯的罪惡。

艾薩克發現衛士不再聽從他的命令，才得知自己已經被推翻，產生敵視的態度和追捕的行動。他逃了50多英里，到達馬其頓的斯塔吉拉，但是失去臣民和追隨者的逃犯還是被抓回君士坦丁堡，剜去兩個眼珠，關在無人的高塔裡，靠著一點麵包和飲水聊以維生。發生這場政變時，被視為帝國的希望而受到教養的兒子阿歷克塞僅有12歲，受到篡位者的饒恕將他留在身邊，以便在平時和戰時展現自己不可一世的氣派。當他的軍隊在海邊紮營時，一艘意大利的船隻使得年輕的王子輕易走脫，他裝扮成普通水手逃過敵人的搜查，穿越赫勒斯滂海峽，在西西里找到安全的避難所，前往羅馬朝拜使徒的門牆，懇求教皇英諾森三世給予保護。阿歷克塞接受他的姐姐艾琳慈愛的邀請，她是羅馬國王土瓦本的菲利普的妻子。他在穿越意大利期間，聽說西部騎士的精英人物到威尼斯集結，準備出兵解救聖地。他的胸中立即燃起一線希望，也許可以利用十字軍所向無敵的刀劍，為他父親奪回寶座。


 三、發起第四次十字軍獲得法蘭西貴族的支持(1198A.D.)

耶路撒冷失陷以後過了10或12年，法蘭西的貴族聽從第3位先知的呼籲，再度受到召喚要參加聖戰。這位先知或許不如隱士彼得積極進取，比起聖伯納德的演說家和政治家的才能，相差更是不能以道里計。訥伊的富爾克是巴黎附近一位識字不多的教士，他放棄在教區的聖職，要在群眾中擔任巡迴傳道士，負起更為自豪的使命。等到他那聖潔和奇跡的名聲傳遍各地，他用嚴厲和激烈的言辭抨擊那個時代的罪惡，巴黎街頭的布道演講使得強盜、高利貸者、娼妓，甚至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紛紛悔改，願意受洗加入教門。英諾森三世剛剛登上聖彼得的寶座，馬上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法蘭西宣佈成立新的十字軍。口若懸河的教皇生動地描述耶路撒冷的苦難、異教徒的勝利和基督教世界的羞辱。他非常慷慨地提出贖罪的辦法，所有在巴勒斯坦親自服役1年或找到代理服役2年的人，可以被赦免一切罪孽。他派出的使者和演說家都在吹起神聖的號角，其中以訥伊的富爾克聲音最響收效最宏。

歐洲幾個主要的王國就當時的處境而言，對於宗教的號召產生反感。皇帝腓特烈二世還是個小孩，不倫瑞克和土瓦本兩個敵對的家族，使他的日耳曼王國不斷發生爭執，讓人想起圭爾夫和吉貝林兩個黨派的傾軋。法蘭西的腓力·奧古斯都曾經立下危險的誓言，現在卻難以說服他違背良心再度出征，但是他對於美譽的野心不亞於對權力，非常樂意為保衛聖地成立一個永久的基金。英格蘭的理查德滿足於第一次冒險行動的榮譽和災禍，竟然對富爾克的規勸加以嘲笑，要知道這位教士在國王面前毫無自慚之色。金雀花王朝的國君說道：「你勸我拋棄驕傲、貪婪和縱慾這3個心愛的女兒，那我就將她們送給最有資格得到的人：我的驕傲交給聖殿騎士，我的貪婪交給基思陶克思的僧人，我的縱慾交給高級教士。」

但是，實際上願意聽從布道者勸說的是位高權重的諸侯，也就是那些居於第二級的君主，其中以香檳伯爵狄奧巴爾德，在神聖的競賽中位列前茅。勇敢的22歲青年受到父兄榜樣的鼓勵，他的父親參加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長兄帶著耶路撒冷國王的頭銜葬身在巴勒斯坦，他的貴族地位獲得2200名騎士的服役和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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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檳地區的各級貴族在戰爭方面能夠出人頭地，狄奧巴爾德與那瓦爾的女繼承人締結婚姻關係，可以在比利牛斯山的兩側，徵召強悍的加斯科涅人組成一支隊伍。布盧瓦和沙爾特斯伯爵路易同是獻身軍旅的戰友，像他一樣具有皇室的血統，這兩位諸侯同時是法蘭西和英格蘭國王的侄子。此外，還有一大群高級教士和貴族倣傚他們的狂熱情緒。

我特別要提到蒙莫朗西的馬修，他有出眾的身世和功勳；還有蒙福爾的西門，他以「艾伯塔異端之鞭」著稱於世；以及一位勇敢的貴族、維爾哈杜因的傑福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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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檳的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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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主要人物，參與各種會議和活動，不惜用當地粗俗的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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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下或口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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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原始資料。就在同一個時候，娶狄奧巴爾德的姐妹為妻的法蘭德斯伯爵鮑德溫，連帶他的兄弟亨利，以及那個富饒和勤奮行省大部分的騎士和市民，一同在布魯日舉起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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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領舉辦馬上比武，用來支持他們在教堂立下的誓言。作戰的行動方案經過多次集會的充分討論和說明，找出了解救巴勒斯坦的關鍵點，即埃及，這個國家在薩拉丁過世以後，幾乎已經被饑饉和內戰摧毀。但是如此眾多的皇家軍隊的悲慘命運，非常清楚地表現出陸上遠征的艱辛和危險。如果不是法蘭德斯人居住在沿海地區，那麼法蘭西的貴族仍舊會缺乏船隻，保持對航海一無所知的狀態。他們採取明智的決定，就是選出6位委員或代表，其中包括維爾哈杜因的傑弗裡在內，在發誓要盡忠職守以後，讓他們全權負責指揮整個聯盟的行動。只有意大利濱海的城邦國家擁有運輸工具，可以裝載神聖的武士以及他們攜帶的武器和馬匹。6位代表前往威尼斯，請勢力強大的共和國基於宗教或利益的動機給予協助。


 四、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和對外貿易的狀況(697—1200A.D.)

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時，我曾經提到威尼斯人從大陸上已經陷落的城市逃跑，在亞得裡亞海灣盡頭一連串小島找到隱蔽的避難所。在這片水域中，他們生活在自由、貧窮、勤勞和隔絕的環境之中，逐漸聯合成為一個共和國。威尼斯最早的根基建立在裡亞托島，每年選出12個護民官的制度，被一個終身任職的公爵或元首取代。威尼斯人處在兩個帝國的邊緣地帶，熱衷於相信原始和永恆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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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著武力從拉丁人手裡確保古老的自由，也許要用文字和條約來加以肯定。查理曼大帝對亞得裡亞海灣放棄所有要求的主權，他的兒子丕平對運河交錯地區的攻擊總是吃敗仗，騎兵認為那裡的水太深，對於船隻的航行而言則又太淺。在日耳曼愷撒統治的每一個時代，共和國的領土與意大利王總是涇渭分明。但是威尼斯的居民反而被他們自己、外地人以及他們的統治者看成希臘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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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9世紀和10世紀，有許多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這種從屬的地位，威尼斯的公爵渴望獲得拜占庭宮廷賜予的虛銜和奴性的榮譽，就自由人民的官員看來，這完全是自甘墮落的行為。這種附庸關係的結合併非絕對也不可能牢固，由於威尼斯的野心和君士坦丁堡的軟弱，雙方的聯繫無形中變得更為鬆散。從一開始的要求服從退化到保持尊敬，從授予特權發展為專賣，本國政府的自主權隨著國外領土的獨立而獲得加強。伊斯特裡亞和達爾馬提亞的濱海城市，都接受亞得裡亞海灣主人的統治。當他們為了阿歷克塞的帝業，武裝起來反對諾曼人時，皇帝靠的不是他們身為臣民的責任，而是忠實盟友的感激和慷慨。對威尼斯人而言，海洋是祖傳的產業
[178]

 ：地中海的西部從托斯卡納到直布羅陀，都已落入他們的對頭比薩和熱那亞的手裡；但是威尼斯早已從希臘和埃及的商業活動中賺到非常豐厚的收益。他們的財富隨著歐洲的需求而增長，無論是絲綢、玻璃的製造，還是銀行的建立，都是極為古老的行業，使他們能在高貴的公眾和私人生活中享受勤勞的果實。

共和國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向外敵報復以及保證航運的暢通，派出一支實力強大的艦隊，由100艘人員齊備的戰船組成。希臘人、薩拉森人和諾曼人曾經在海上遭遇威尼斯的水師。敘利亞的法蘭克人接受威尼斯人的幫助，佔領了很長一段海岸地區。但他們的熱情並非出於盲目或無私，提爾的攻取可以分享這座城市的統治權，能夠掌握位居世界第一的商業中心。威尼斯的政策表現出一個商業國家的貪婪和海上強國的傲慢，然而這種野心還是有限度的，他們從未忘記自己因何而強大，如果說武裝的戰船是強大的基礎和保障，那麼貿易的商船就是根基和靠山。他們在宗教方面避免希臘的分裂主義，也不會對羅馬教皇表現出奴性的服從，盡量與世界各地的非基督徒自由來往，可以及時遏止迷信行為的狂熱。威尼斯的原始政府是民主政體和君主政體相當鬆散的混合體，元首由共和國全民大會選舉產生，只要有民眾的愛戴和成功的施政，就可以用君王的排場和權威進行統治。但是在國家經常發生變革的狀況之下，他會被主持正義或毫無正義的群眾運動所罷黜、放逐或殺害。在12世紀首度出現明智而又充滿猜忌的貴族政治，元首成為華麗的擺設，更不容人民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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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法蘭西和威尼斯為十字軍東征而結盟(1201—1202A.D.)

當法蘭西朝聖大軍的6位使節到達威尼斯時(1201 A.D.)，他們在聖馬可宮受到當政公爵的熱烈歡迎。這位元首的名字叫作亨利·丹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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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老之年卻發出燦爛的光輝，成為當代最顯赫的人物之一。雖然體能因高齡而衰弱，雙眼已喪失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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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丹多羅仍舊保持縝密的思維和男子漢的勇氣：一位英雄人物的進取精神，渴望建立令人難忘的勳業來裝點自己的統治；一位愛國者的無上智慧，迫切需求國家的榮譽和繁榮來弘揚自己的名聲。他讚揚法蘭西的貴族和代表，稱他們具備勇敢的熱情和開明的信念。如果他是個普通人，會心甘情願地加入他們的陣營，為著偉大的事業奉獻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是共和國的公僕，必須延緩片刻，就這項艱巨的任務詢問同僚的意見。法蘭西人的建議事項先經過6位輔政官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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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最近才受到指派監督元首的行政措施。然後把結論告知國務會議的40名成員，最後才向立法會議提出報告，這是由城市6個區每年選出的450名代表所組成。無論平時還是戰時，元首是共和國的最高負責人，法律賦予他的權力更得到丹多羅個人威望的支持。他提出有關公眾利益的觀點，能夠內外兼顧，贏得一致的讚揚。

丹多羅獲得授權通知使節下述簽約的條件：建議東征的十字軍在威尼斯集結，時間是翌年的聖約翰節；準備運輸4500匹馬和9000名扈從的平底船，以及足夠裝載4500名騎士和2萬名步卒的船隻；在9個月的期程之內保證供應所需給養，運往上帝和基督教世界必須前往的海岸；共和國派出50艘戰船的艦隊加入遠征軍；朝聖部隊在出發前要支付總額8.5萬銀馬克；無論是海上還是陸地的征服，獲得的戰利品由同盟軍均分。付款條件雖然苛刻，但是當時的局勢十分緊迫，法蘭西貴族捨得花錢就像他們在戰場上不惜犧牲一樣，將錢當作身外之物。威尼斯特別召開全民大會批准這份條約，雄偉的聖馬可大教堂被1萬名市民擠得水洩不通，幾位高貴的代表看到這群充滿尊嚴的民眾，極其難得的經驗使他們表現出謙恭的態度。香檳的元帥說道：

各位卓越的威尼斯市民!我們奉偉大和強勢的法蘭西貴族派遣，懇求海洋的主人協助我們解救耶路撒冷。他們命令我們這幾位代表俯伏在各位的腳下，這份盟約是為了替基督所受的傷害進行報復，要是你們不批准，我們就絕不從地上起來。

他們的言辭和眼淚發揮雄辯的力量，加上勇敢的氣勢和懇求的姿態，引起全場一致贊同的歡呼，那種情況要是按傑弗裡的說法，簡直像是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年高德劭的元首登上講壇，一切都是出於榮譽和道德，他如此答覆他們的請求，只有這種方式才符合群眾集會的要旨。這份條約寫在羊皮紙上，經過宣誓和簽名並且蓋上印璽，法蘭西和威尼斯的代表相互換文，大家興高采烈而且熱淚盈眶。然後將條約送到羅馬，請求英諾森三世的核准。他們為了支付軍備的第一筆費用，特別向商人借貸2000銀馬克。兩位代表越過阿爾卑斯山，回去報告成功的消息，其餘的4名同伴想盡辦法，要激起熱那亞和比薩兩個共和國的宗教熱情，但是毫無成效。

這份條約的執行遭遇了未曾料到的困難和延緩。元帥返回特魯瓦，受到香檳伯爵狄奧巴爾德的擁抱和讚許，伯爵獲得一致的推舉成為聯軍的主將。然而這位英勇的年輕人身體狀況非常虛弱，毫無恢復的希望。他悲歎命運的乖戾以致未能馬革裹屍，反而亡故在病床之上。臨死的諸侯把他的財富分給眾多驍勇的家臣，他們當著他的面宣誓要履行他的遺言，但是根據元帥的說法，有些人接受他的遺贈，實際上卻有食言的打算。信心堅定的十字軍勇士決定要在蘇瓦松召開會議，另外選出一位新主將。法蘭西的諸侯出於無能、嫉妒或不情願，竟然找不到一個人有能力和意願，可以負起指揮東征行動的重責大任。他們對於選出一個外鄉人抱著默許的態度，蒙費拉的卜尼法斯侯爵是一個英雄世家的後裔，在那個時代的戰爭或談判中，都能建立非常顯赫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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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意大利的首領基於宗教的虔誠和野心，當然不會拒絕極其光榮的邀請。他拜訪法蘭西宮廷，受到像朋友和親戚那樣的接待，侯爵在蘇瓦松教堂接受朝聖者的十字架和主將的權杖，然後他立即再次越過阿爾卑斯山，為這場東方的遠征進行準備工作。

大約在聖靈降臨節前後，他展開自己的旗幟，率領由意大利人組成的隊伍向威尼斯進發。法蘭德斯和布盧瓦的伯爵，以及法蘭西最受尊敬的貴族，不是走在前面，就是追隨在後。日耳曼的朝聖者參加，使得聲勢更為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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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動機和目的相似。威尼斯人不僅達成交付的任務，甚至超額完成，為馬匹整建所需的馬廄，為部隊也準備了足夠的營舍，倉庫堆滿飼料和糧食，艦隊的運輸船、平底船以及戰船都已完成備辦，共和國只要拿到船隻和軍備的款項，立刻可以發航(公元1202年10月8日)。然而需要支付的金額非常龐大，遠超過在威尼斯集結東征十字軍的全部財富。法蘭德斯人服從他們的伯爵，雖然說是出於自願，但對於承諾的事項卻反覆無常，早已登上自己擁有的船隻，向著大洋和地中海進行長距離的遠航。還有許多法蘭西人和意大利人，一直想走一條更為方便和經濟的路線，那就是從馬賽和阿普裡亞直達聖地。每個朝聖者都在抱怨，在交足自己的一份費用以後，對於沒有趕來的弟兄還要負責所欠的款項。各國首領帶來的金銀器具，原來是要奉獻給聖馬可教堂的金庫，現在很慷慨地將之充作價款，但還是不夠。經過大家一番努力之後，離原先講定的金額還差3.4萬銀馬克。

元首的策略和愛國的熱情終於克服了所有的困難，他向貴族提出建議，如果能夠共同出兵鎮壓達爾馬提亞幾座反叛的城市，他將親自參與這場聖戰，並且從共和國求得一紙長期免稅令，直到他們從戰爭中獲得足夠的財富，可以償還所欠債務為止。經過不斷的考量和再三的猶豫，他們決定接受後果難以預料的條件，總不能使全部行動半途而廢。艦隊和軍隊的首次敵對行動指向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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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斯拉夫尼亞海岸一座防衛森嚴的城市，他們拒絕向威尼斯效忠，轉而請求匈牙利國王給予保護。十字軍撞開港口的鐵鏈或防柵，載運的馬匹、部隊和攻城器械全部登陸，瓦解居民的抵抗。過了5天以後，居民終於無條件投降(公元1202年11月10日)，他們的性命得到饒恕，叛變的懲罰是家庭遭到洗劫和城牆全被拆除。

時間已近歲末，法蘭西人和威尼斯人決定在一個安全的港口和富足的地區度過冬天。不過士兵和水手經常因民族之間的不和而發生爭執，引起的騷動擾亂到大軍的休養生息。扎拉的征服播下對立和仇恨的種子，盟軍部隊的攻擊使得自己的雙手沾滿鮮血，死者都是基督徒，並不是拒信上帝的人。匈牙利國王和新獲得的臣民全部加入十字軍的陣營，虔誠的朝聖者對於未來的行動還在猶疑不決，使得那些勉強追隨的信徒更為畏懼和倦怠。教皇將冒名為惡的十字軍人員逐出教門，因為他們搶劫和屠殺同教的弟兄。僅有卜尼法斯侯爵和蒙福爾的西門，能夠免於教會雷霆般的譴責之聲，一位是圍攻時沒有在現場，另外一位是早已離開軍營。英諾森原來可以赦免這些法蘭西人，他們生性單純而又順從，心中充滿悔意，但是他被威尼斯人頑固的態度所激怒，他們拒絕承認有罪，不願接受教會的寬恕，更不容許一位聖職人員插手世俗的事務。


 六、十字軍幫助希臘皇子阿歷克塞復位的協議(1202—1203A.D.)

如此強大的一股海上和陸地力量已經集結起來，使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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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阿歷克塞重新燃起希望，在威尼斯和扎拉懇求十字軍出兵，幫助自己復位以及拯救他的父親。這位皇家青年得到日耳曼國王菲利普的推薦，親自到場苦苦哀求的神態在營地激起大家的同情，蒙費拉侯爵和威尼斯元首支持他的大業，願意為他略盡綿薄之力。靠著雙重的聯姻，加上身居高位的日耳曼愷撒出面說項，卜尼法斯的兩位兄長已與皇家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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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尼法斯的打算是想藉著這次重大的行動建立自己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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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多羅要實現更大的野心，確保國家日益增多的貿易和領土，從而獲得難以估計的利益。他們發揮影響力，使阿歷克塞的使臣獲得友好的接待。而如果他提出的重大事項會引起外界的猜疑，那麼就動機和報酬而言也可能說明，獻身於解救耶路撒冷的部隊，能夠暫時延後和改變任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阿歷克塞用他自己和父親的名義保證：只要他們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寶座，就立即結束希臘人在宗教方面的長期分裂，無論是本人還是所有的人民，全都歸順羅馬教會的最高合法權力；他答應獎賞十字軍的辛勞和功勳，立即支付20萬銀馬克；事成以後他要親身陪同大家前往埃及；如果大家認為有這個必要，他在一年之內撥交1萬人馬，同時在他有生之年始終維持500名騎士，專門用來保護聖地。

威尼斯共和國接受了富有誘惑力的條件，元首和侯爵鼓動如簧之舌說服法蘭德斯、布盧瓦和聖波爾的伯爵，以及8位法蘭西的貴族，共同參加極其光榮的復國大業。他們立下誓言、加蓋印璽，簽訂一紙攻守同盟條約。每個人依據各自不同的處境和性格，為公私利益的得失所左右；協助流亡國君復辟的榮譽；還有就是有人提出很誠摯的意見，認為他們在巴勒斯坦的努力將會毫無成果，完全是徒勞無益之事，要先行獲得君士坦丁堡，才能完成光復巴勒斯坦的準備。他們都是一支勇敢隊伍的首領或同僚，全部由自由人和志願者組成，任何言行都可以自作主張。士兵和教士分開，不相隸屬。即使大多數人員支持聯盟條約，那些持異議者的數量和論點也不可輕視，應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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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君士坦丁堡擁有強大戰力的水師以及固若金湯的城池，即使是最勇敢的戰士也會感到心慌意亂，基於宗教和職責更為重要的考量，不僅對世人也要對自己，隱瞞所要面對的恐懼。他們一直強調誓言的神聖，逼得他們離開親人和家園，前來解救聖墓。即使運用陰暗的欺詐伎倆進行世俗策略的商議，也不能使他們背離所要追求的目標，這些都操持在全能上帝的手裡。首先發生的過錯是對扎拉的攻擊，良心的譴責和教皇的非難已使他們受到嚴厲的懲處，不能再讓自己的雙手沾染基督教同胞的鮮血。羅馬的使徒已經公開宣佈，對於希臘的分裂活動和拜占庭王國可疑的篡奪，他們不會有擅自運用刀劍施展報復的權力。很多在勇敢和虔誠方面極為卓越的朝聖者，基於這些原則或借口紛紛離開營地，但這還是比不上一群心懷不滿的人公開或暗中的反對，造成更大的危害。他們隨時在找機會使軍隊分裂，要讓攻擊君士坦丁堡的計劃胎死腹中。

儘管出現這些問題，威尼斯人還是積極敦促艦隊和軍隊立即出發，雖然他們充滿熱情地要為年輕王子效勞，內心卻隱藏對他的家庭和民族的憎恨。比薩一直是威尼斯人貿易上的競爭對手，最近受到君士坦丁堡的優先照應，使得威尼斯人備感苦惱，何況他們與拜占庭宮廷有筆長期拖欠的債務和受到的傷害需要清算。丹多羅也不會為市井的流言闢謠，說他的眼珠子被那背信棄義的皇帝曼紐爾剜掉，這種做法踐踏了一國使臣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權。亞得裡亞海已經多少世代沒有出現過這樣強大的艦隊，共有120艘載運馬匹的平底船，240艘裝滿士兵和武器的運輸船，70艘運送糧食和給養的供應船，以及50艘堅固的戰船，隨時準備與敵軍接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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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風向順利、天氣晴朗和風平浪靜時，每一雙眼睛都帶著驚喜的神色，欣賞海面佈滿船隻和軍容盛大的壯觀景象。盾牌是騎士和扈從的防護用具，現在被當作裝飾品掛在船隻的兩邊，代表各民族和家族的旗幟在船尾迎風飄揚，現代的火炮用300架拋擲石塊和標槍的投射器具所取代，勞累的海上行程使軍樂吹奏的聲音更為悅耳。這些冒險家相互鼓舞，激起高昂的士氣，認為4萬名篤信基督教的英雄可以征服世界。
[191]



艦隊從威尼斯及扎拉啟程航行
[192]

 ，在經驗豐富、技術純熟的威尼斯人駕駛之下非常順利地前進，盟軍在都拉斯首次登上希臘帝國的領土，科孚島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補給站和休息的地點。他們沒有遭遇任何意外事件，就繞過了伯羅奔尼撒豐島的南端，浪濤險惡的瑪利亞角；在內格羅邦特和安德羅斯兩個小島發起突擊；抵達赫勒斯滂海峽亞洲的一側，在阿比杜斯下錨停泊(公元1203年4月7日—6月24日)。這場征戰的序幕進行得十分順利，無人傷亡。行省的希臘人既不愛國也缺乏勇氣，面對勢不可擋的軍隊，還未接戰就已冰消瓦解。合法繼承人的現身或許可以為他們的歸順提供一個正當的理由，獲得的獎賞是拉丁人待之以禮和保證紀律嚴明。他們穿過赫勒斯滂海峽時，龐大的水師擠進狹窄的水道，海面上佈滿黑壓壓數不清的船帆，進入普羅蓬提斯內海再度展開，越過水波不興的海面，直接抵達聖斯蒂芬修道院附近的歐洲海岸，位於君士坦丁堡西邊3英里的地點。謹慎的元首向大家提出要求，不能在人口眾多和充滿敵意的環境分散兵力。他們儲存的給養逐漸減少，決定在這個收穫的季節，到達普羅蓬提斯海那些富饒的島嶼，補充所需的糧食。

他們按照計劃開始航行，但是突然刮起的一陣強風加上自己過於急躁，導致向東偏離了航向，從海岸和城市邊很近的地方擦過，船隻和城牆上相互投射如雨的石塊和標槍。就在他們沿著岸邊通過時，大家用讚賞不已的目光注視東部的都城，也可以說是世界的首府，在7座山丘上雄偉矗立，像是在俯瞰著歐洲和亞洲大陸。500座皇宮和教堂的圓形拱頂和高聳塔樓在艷陽下閃閃發光，倒映在水面上，城牆上面擠滿士兵和觀眾，可以看得清人數但是不知道他們抱著什麼想法。要用如此微弱的兵力完成如此繁重的使命，歷史上還沒有先例，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但是這種短暫的憂慮被希望和勇氣驅除得一乾二淨。香檳的元帥說道，每個人都禁不住多看幾眼將在光榮的搏鬥中使用的刀劍和長矛。拉丁人在卡爾西頓下方的海面錨泊，只有水手留在船上，士兵、馬匹和武器全都安全上岸，在一座豪華的皇室宮殿裡，那些貴族首先嘗到勝利的果實。艦隊和軍隊在第3天向斯庫塔裡移動，這裡是君士坦丁堡在亞洲方面的郊區，80名法蘭西騎士突襲一支500人的希臘騎兵分遣隊，以寡擊眾將對方打敗。經過9天的整頓和休息，營地補充了足夠的草料和糧食。

我在敘述對一個偉大帝國的入侵行動時，竟然沒有提及阻止外鄉人前進的抵抗力量，這看上去似乎很奇怪。事實上希臘人並不是黷武好戰的民族，他們富有、勤勞，對於獨夫唯命是從，不論這個獨夫是有點風聲鶴唳便感到驚慌不已，還是大敵當前仍舊無所畏懼。篡奪者阿歷克塞三世一開始聽到傳聞，說他的侄子與法蘭西和威尼斯結盟，他還擺出不屑一顧的態度。那些諂媚的臣工只會說奉承話，讓他相信只有藐視敵人才能展現出自己的英勇和真誠。每天晚上宴會結束時，他再三表示為西部蠻族的遭遇感到難過。這些蠻族聽到水師的戰力一定會緊張萬分，君士坦丁堡的1600艘漁船可以改裝成一支艦隊，將對手擊沉在亞得裡亞海，或是拒止在赫勒斯滂海峽的入口。然而君主的疏忽和大臣的貪污可以使所有力量化為烏有，大公爵或水師提督的行為極為可恥，他們公然拍賣所有的船帆、桅桿和纜索。皇家森林被保存下來，作為更重要的狩獵活動之用，尼西塔斯提到，那些樹木像宗教的神聖叢林一樣受到宦官的嚴密保護。扎拉的圍攻作戰和拉丁人的迅速進軍，使阿歷克塞三世從傲慢的睡夢中驚醒，等他看到危險成真確實無可避免，自負的狂妄消失無蹤，只剩下極為羞辱的懊惱和絕望。可恨的蠻族在皇宮能夠望見的地點紮起帳幕，使他心如刀割卻無法可施，只能虛張聲勢地派出一個求和使節團，勉強掩蓋住內心的恐懼。

羅馬的統治者(使臣奉命這樣說)看到一些外鄉人突然犯境，心中感到十分詫異。如果這些朝聖者遵守誓言解救耶路撒冷，他會高聲讚許他們虔誠的行動，用金錢給予大力的支助；然而假若他們膽敢侵犯帝國的聖所，即使人數再多十倍，正義的怒火也不會讓他們全身而退。元首和貴族的答覆非常簡單而且正氣凜然。他們說道：

我們的到來是為了重視榮譽和主持正義，對於希臘的篡位者的恫嚇之詞和所提條件，感到非常的厭惡和可恥。我們的友誼和藩王的忠誠都歸於合法的繼承人，就是坐在我們中間的皇子以及他的父親艾薩克皇帝，而這位皇帝竟然被罪惡滔天和忘恩負義的兄弟奪去他的權杖、自由和眼珠。讓這位兄弟承認自己的罪行，懇求國法的饒恕，這樣我們就會為他說項講情，允許他在富裕和安全中度過餘生。他不得再用其他的借口來侮辱我們，否則我們唯一的答覆就是用武力打進君士坦丁堡的皇宮。


 七、君士坦丁堡第一次被拉丁人圍攻和佔領(1203A.D.)

十字軍在斯庫塔利紮營的第10天，每個人準備像士兵和正統教徒那樣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敵前渡河的行動確實十分危險，海峽很寬而且水流湍急，黑海的洋流在風平浪靜時，也能將漂浮在水面上難以撲滅的希臘火送過來。對面的歐洲海岸還有由7萬名騎兵和步卒組成的守備部隊嚴陣以待。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公元1203年7月6日)，天氣晴朗，和風習習，拉丁人分為6個戰鬥隊，第1隊為前鋒，受法蘭德斯伯爵指揮，他是最有權勢的基督教諸侯之一，在擁有十字弓的數量和戰鬥技術方面都居首位。接下來由法蘭西人組成4個戰鬥隊，分別聽從法蘭德斯伯爵的兄弟亨利、聖波爾和布盧瓦的兩位伯爵，以及蒙莫朗西的馬修指揮。最後這個戰鬥隊還有香檳的元帥和貴族，他們都是自願加入，增添該隊的光榮。第六隊是後衛，也是全軍的預備隊，在蒙費拉侯爵的指揮之下，由日耳曼人和倫巴第第人組成。

戰馬的鞍轡齊全而且馬衣拖地，裝載在平底的帕朗德
[193]

 上面，騎士全副甲冑戴上頭盔，手執長矛站在戰馬旁邊。運輸船滿載無數成列的下級武士
[194]

 和弓箭手，每艘運輸船由有力和快速的戰船拖引前進。6個戰鬥隊沒有遭遇敵軍的抵抗就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搶先登陸是每個人和每個戰鬥隊的願望，征服或陣亡是他們的決心。最卓越的表現是無視危險，騎士披掛沉重的鎧甲，水深到腰際時就跳進海中，下級武士和弓箭手受到激勵也都勇氣百倍，那些扈從趕緊放下平底船的跳板，牽著馬匹上岸。騎兵部隊還沒有上馬列隊舉起長矛，7萬希臘士兵早已逃得無影無蹤。怯懦的阿歷克塞三世為他的部隊做出最壞的榜樣，拉丁人在搶劫他那富麗堂皇的御帳時，才知道他們是跟一位皇帝作戰。趁著敵軍逃走陷入慌亂之際，他們決定用雙鉗攻勢打開進入港口的門戶。加拉太的塔樓
[195]

 位於佩拉的郊區，由法蘭西人負責攻擊和奪取；威尼斯人的任務更為艱巨，要衝破橫阻在塔樓和拜占庭海岸間的柵欄或鐵鏈。經過幾次得不到戰果的攻擊以後，大無畏的堅忍毅力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希臘水師殘存的20艘戰船不是被擊沉就是被捕獲，粗大沉重的鐵鏈不是被剪斷就是被強大的戰船撞開。
[196]

 威尼斯艦隊安全而又得意揚揚地在君士坦丁堡的內港下錨碇泊。完成這些大膽的作戰行動以後，拉丁人憑借一支2萬多人的部隊，要求允許他們圍攻這座都城。裡面有40多萬名居民
[197]

 具備防守的能力，但是都不願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國家。要是照這樣計算，全城的人口將近200萬。不管按實際狀況將希臘人減去多少，我相信無論是什麼數字，同樣會激起攻擊者無所畏懼的精神。

法蘭西人和威尼斯人在生活和作戰的習慣上有所差異，在選擇進攻的路線和方式上出現分歧。前者以事實證明，從海面和港口最容易攻進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可以拿榮譽擔保，他們將性命和運道交付給漂浮的小船和無情的大海的時間已經夠久了，現在大聲要求接受騎士精神的考驗，靠著騎馬或步行前進，在堅實的地面發起近距離的攻擊。經過很審慎的協議，兩個民族最終還是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分別由海洋和陸地去佔領這座城市，先用艦隊掩護陸上部隊，全部從海港的入口向著盡頭前進。河上的石橋很快被修復，法蘭西的6個戰鬥隊對著都城的正面紮下營寨，就是從港口到普羅蓬提斯海長約4英里的三角形底邊
[198]

 ，在陸上發起圍攻作戰(公元1203年7月7日—7月18日)。他們的位置在寬廣的塹壕邊緣，上面有高聳的防壁瞰制，還能從容不迫地考量整個計劃所要遭遇的困難。他們的營地很狹窄，左右兩側的城門不時衝出騎兵和輕裝步兵，攔截零星失散的人員，掃蕩供應糧食的鄉村，每天都要發出五六次警報，逼得他們為了眼前的安全，修築一道護欄和挖出一條壕溝。在給養的供應和護送方面，威尼斯人非常節儉，法蘭西人過於貪吃，經常怨聲載道說是吃不飽或肚子餓，庫存的麵粉三個星期就消耗殆盡，厭惡醃肉使他們用馬匹的鮮肉來充飢。

心驚膽戰的篡奪者受到女婿狄奧多爾·拉斯卡裡斯的大力支持，這位勇敢的青年保衛國家，渴望將來能由自己來統治。希臘人對國家的事務不予理會，現在醒悟過來要維護他們的宗教，但是最大的希望被托付給瓦蘭吉亞衛隊，也就是由丹麥人和英格蘭人組成的部隊，完全依賴他們的實力和作戰的精神，當代的作者都提到過他們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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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接連10天不斷的努力，地面已經整平，壕溝也都填滿，包圍部隊按照計劃迫近城牆，250架攻城器具發揮威力，用來清除防壁的人員，衝撞城牆甚至破壞它的基礎，只要對方的防務出現缺口，就馬上使用攀登的雲梯。大隊佔據有利位置的守軍頂住並最後擊退了冒險犯難的拉丁人。然而希臘人還是佩服15名騎士和下級武士的決心，這些人登上城牆，在危險狀況下維持所奪取的據點，直到皇家衛隊將他們打下城牆或是將他們俘虜為止。

威尼斯人在港口那邊發起的海上攻擊更為有效，勤勞的民族使用了一切火藥發明前人類已知和可用的攻城方法。戰船和船隻排成兩列，每艘船最前面安置3名弓箭手，前面一列船隻的行動很敏捷，後面這列船隻遲鈍而又高聳，用火力掩護前列船隻，甲板、船尾和塔樓都裝滿了投射器具，越過前列的頭頂發射矢石。士兵從戰船跳到岸上，馬上架起雲梯開始攀登。這時那些行動遲緩的大船慢慢靠過來，放下很長的跳板，等於在桅桿和防壁之間架起一座天橋。威嚴的元首在這場激戰當中，全身披掛鎧甲目標明顯，他站在戰船的船頭，寬大的聖馬可旗幟在他的頭頂飄揚。他用威脅、承諾和叫喊，催促划槳手使出全身的力氣。他的船隻先行靠岸，丹多羅是第一個上岸的勇士。各個民族的士兵欽佩失明老人的壯舉，年高體弱已使他降低了苟延殘喘的意願，這反而增加了不朽榮譽的價值。

突然之間，共和國的旗幟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旗手可能已經陣亡)插在防壁上面。他們很快佔領了25座塔樓，一場無情的突發大火正好將希臘人從附近的營房中趕走。元首已經發出獲勝的捷報，得知盟軍陷入危險的處境。高貴的丹多羅立即宣稱，他寧可與朝聖者一同赴死，也不願用盟友的毀滅換取自己的勝利。他立即放棄目前的優勢，重新整頓部隊，迅速趕到激戰的現場。他發現法蘭西6個戰鬥隊的人數減少而且睏倦不堪，被60個希臘騎兵隊包圍得水洩不通，其中希臘人人數最少的一支騎兵隊，也比法蘭西人人數最多的戰鬥隊人數要多。阿歷克塞三世在羞慚和絕望之中，盡全力發起最後的全面出擊，但拉丁人堅定的陣式和驍勇的氣概使他敬畏有加，經過一場遠距離的前哨戰鬥以後，到了傍晚雙方收兵回營。

怯懦的篡位者在平靜或騷亂的夜間感到驚恐萬狀，收拾在金庫的1萬磅黃金，極其無恥地拋棄他的妻子、人民和帝座，匆忙登上一艘三桅帆船，偷偷溜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帶著羞愧的神色在色雷斯一個小港口安全登岸。希臘的貴族一聽到阿歷克塞三世逃走，趕快到雙目失明的艾薩克前面乞求饒恕與和平。他曾經被關在地牢裡，隨時等待劊子手前來行刑。變幻莫測的命運再度使他獲得拯救和擁立，階下囚又穿上了龍袍登上寶座。四周環繞著俯伏在地的奴才，他們到底是真的恐懼還是假裝出的喜悅，他根本沒有能力去辨識。等到天色破曉以後，敵對行動已經完全停止，拉丁人的首領獲得令人驚訝的信息，合法的在位皇帝急著要擁抱他的兒子，對於主持正義的救星要給予最高的獎賞。


 八、艾薩克皇帝復位後無法履約所引起的紛爭(1203A.D.)

然而這些主持正義的救星，在沒有獲得他的父親支付報酬或給予承諾之前，無意放走掌握在手中的人質。他們選出四位使節，就是蒙莫朗西的馬修、我們的歷史學家香檳元帥，以及兩位威尼斯人，前去向皇帝祝賀。城門大開等待他們的到達，街道兩旁排列著手執戰斧的丹麥和英格蘭衛士，金碧輝煌的覲見廳成為美德和權力極其虛幻的擺設。失明的艾薩克身邊坐著他的妻子，她是匈牙利國王的姐妹。由於皇后在場，希臘的貴婦人從後面的接待室出來，和四周的元老院議員與軍官混雜在一起。這位元帥代表大家致辭，從他的語氣來看，他深知自己的功勞重大，但又能善盡自己的工作。皇帝現在已經完全明白，他的兒子與威尼斯和朝聖者達成的協議，必須毫不猶疑地馬上批准。等到皇后、1名內侍、1名通譯和4位使節進入內室以後，身為阿歷克塞這位年輕人的父親，很焦急地詢問他們所提出的條件：東部帝國歸順教皇；援助聖地的解放以及立即捐助20萬個銀馬克。皇帝很謹慎地回答道：「這些條件的要求太高，很難接受而且不易執行，但是任何條件都比不上你們的辛勞和功勳。」

得到滿意的保證之後，這幾位貴族騎上馬，將君士坦丁堡的王儲領進城市和皇宮。年輕的面貌和不可思議的冒險行動，贏得全體人民的好感和愛戴，阿歷克塞和他的父親一起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神聖的加冕典禮(公元1203年7月19日)。他開始統治的頭幾天，人民恢復富足和寧靜的生活，看見這場悲劇圓滿落幕，感到非常高興。貴族用表面的愉悅和忠誠，掩飾他們的不滿、悔恨和畏懼。兩個心懷鬼胎的民族住在同一個都城，可能會隨時引發災禍和危險。加拉太和佩拉的郊區分別被指定作為法蘭西人和威尼斯人的居住區，但是這些友好的民族之間容許自由貿易和相互交往。受到宗教虔誠或好奇的吸引，每天都有一些朝聖者參觀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和皇宮，粗魯的心靈對於精美的藝術品或許無動於衷，富麗堂皇的景象卻讓他們大為驚愕。他們家鄉的城鎮何其貧窮落後，更襯托出基督教世界第一大城的興旺和富裕。年輕的阿歷克塞基於利害關係和感激之情，經常放下高貴的身段，前去探望情誼深厚的拉丁友人，在言談毫無拘束的餐桌上，生性暴躁的法蘭西人忘掉他是東部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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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更為嚴肅的會談中獲得一致的同意，兩個教會的聯合要耐心等待時間的結果。然而貪婪比起宗教的狂熱更難以抑制，必須立即支付大筆款項，解決聯軍部隊財源匱缺的狀況，免得十字軍人員不停地追討。
[201]



他們離去的時間即將到來，使阿歷克塞非常緊張，雖然可以解除目前無法履約的壓力，但是他的朋友離開，留下他孤身一人，要去應付這個反覆無常、充滿偏見和不守信義的民族。他打算用花錢買通的方式，讓他們把停留的時間再延長1年，除了支付他們所需的金額，還用十字軍的名義付清威尼斯船隻的費用。這些條件在貴族會議引起爭辯，經再三的討論和反覆的斟酌之後，投票的結果是大部分人同意威尼斯元首的建議和年輕皇帝的懇求。他用1600磅黃金的代價，說服蒙費拉侯爵答應派遣一支軍隊，親自陪他去巡視歐洲的行省，這樣他才能夠建立權威，追捕在逃的叔父。鮑德溫率領法蘭西和法蘭德斯聯軍坐鎮君士坦丁堡，使得別有用心的人不敢輕舉妄動。遠征行動非常成功，失明的皇帝為軍隊的勝利感到欣喜，聽從身旁阿諛之徒的預言，上天既然將他從地牢拔擢到寶座，一定會治好他的痛風，恢復他的視覺，保佑他長久而繁榮的統治。然而這位猜疑心重的老人，為兒子的聲譽日高而備感痛苦，當他聽到自己的名字被含糊勉強地歡呼，年輕的皇帝受到異口同聲的讚譽，心頭的傲氣再也掩蓋不住那種嫉恨的情緒。

最近這一次的入侵行動，使希臘人從9個世紀的睡夢中清醒過來。他們拋棄狂妄的想法，不再認為羅馬帝國的首都有如金城湯池，外敵根本無法攻破。西部的外鄉人褻瀆君士坦丁的城市，僭用他的權杖，身為皇帝的受保護人，變得跟他們一樣不受民眾的歡迎。原本惡貫滿盈的艾薩克因他的體弱多病，使人覺得更加卑鄙；年輕的阿歷克塞被看成背教者，受到大家的痛恨，因為他拋棄本國的習慣和宗教。他與拉丁人所訂的密約已經洩露出去，或者是引起大家的懷疑。所有的人民特別是教士，虔誠堅信他們的宗教活動和迷信行為。每座修道院、每個店舖都在談論教會的危機和教皇的暴虐，空虛的國庫無法滿足皇室的奢侈和外族的勒索。希臘人拒絕採行徵收「普通稅」的做法以解決即將來臨的奴役和洗劫；對富室的壓搾挑起更為危險的個人仇恨；如果皇帝熔化聖所的金銀器具，掠奪各種價值連城的神像，更是證實他的異端邪說和褻瀆神聖。

當卜尼法斯侯爵和他的皇家門生不在朝中時，君士坦丁堡遭到一場巨大的災難，或許完全是由法蘭德斯朝聖者狂熱和輕率的行為所引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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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一次在城內遊玩，看到一座清真寺，也有可能是猶太人的會堂，感到十分憤慨，因為裡面只供奉一個神，沒有聖母也沒有聖子。他們認為解決爭論最有效的方式，是用刀劍去攻擊不信上帝的人，放火燒掉他們的住處。但是不信者和一些基督徒的鄰居，竟然膽敢保衛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因此頑固分子燃起的熊熊大火，所能燒掉的都是正統教徒和無辜者的建築物。大火燒了八天八夜的時間，烈焰以1里格的寬度向前蔓延，從普羅蓬提斯海的港口一直燒到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我們很難算出或是估計，究竟有多少雄偉的教堂和皇宮燒成冒煙的廢墟，在滿是店舖的街巷到底有多少值錢的商品被焚燬，或是多少人遭受家破人亡的損失。

元首和貴族都想推卸這次暴行的責任，拉丁人更加不受歡迎，威尼斯在這裡的殖民區有1.5萬人，為了安全趕快從城市裡撤走，在佩拉郊區的旗幟之下尋求保護。皇帝獲得勝利班師回朝，即使有最堅定和神奇的策略，也無法引導他安然度過這場圍繞著不幸的青年和他的政府肆虐的風暴。無論是自己的意願還是父親的勸告，都要他時時依賴拯救他的恩主。但是阿歷克塞四世卻在感恩和愛國之間舉棋不定，在對臣民和對盟友的畏懼之間徘徊，這種優柔寡斷的行為使他同時失去兩方面的尊敬和信任。當他邀請蒙費拉侯爵住進皇宮時，實際是推動了貴族的陰謀活動和人民的揭竿而起，好讓他們來解救自己的國家。拉丁人的首領根本不理會他的痛苦處境，一再提出他們的要求，指責他的拖延，逼他明確答覆是戰是和。3位法蘭西騎士和3位威尼斯代表遞送傲慢的最後通牒，他們佩上長劍騎著戰馬，穿過憤怒的群眾闖進皇宮，帶著毫無畏懼的神色來覲見皇帝。他們用斷然的口氣簡單敘述他們的功績和他的承諾，最後豪氣萬丈地宣佈，除非正當的要求立即全部獲得滿足，否則他們不再把他看成君王和朋友。首次說完這番刺傷皇帝尊嚴的冒犯言辭之後，他們保持平靜的態度很快離開。能夠公然逃出滿是奴隸的宮殿和怒火沖天的城市，這幾位使節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等到他們返回軍營，這就成了雙方發起敵對行動的信號。


 九、穆爾佐菲烏斯的篡位及第二次的圍攻作戰(1204A.D.)

衝動的希臘群眾拒絕權威和智慧，他們的錯誤在於把憤怒當作勇氣，把數量當作實力，把狂熱當作上天的保佑和啟示。兩個民族都把阿歷克塞四世看成既虛偽又卑鄙的人物，低賤和假冒的安格利家族遭到全民的譴責和唾棄。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圍住元老院，要求他們選出更有作為的皇帝。他們先後向每位出身高貴和地位顯赫的元老呈獻紫袍，但是元老院所有的議員都拒絕接受這一帶來死亡的服飾，推辭的行為拖延了3天之久。我們可以從歷史學家尼西塔斯的評論得知，他當時參加了會議，恐懼和無能是他們忠誠的可靠保證。有一個幽靈早已被人忘懷，在群眾的歡呼聲中受到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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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204年2月8日)。動亂的始作俑者和戰爭的領導人，是杜卡斯家族的一位王侯，名字同樣是阿歷克塞，要加上穆爾佐菲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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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稱號以資區別，這個粗俗的字眼意思是有濃黑的相連在一起的眉毛。

毫無信義的穆爾佐菲烏斯不僅狡猾而且膽大包天，他是愛國之士也是朝臣，言語和行動都與拉丁人作對，煽動希臘人產生激情和偏見，曲意奉承獲得阿歷克塞四世的重用和信任，委以內廷總管大臣的職位，所穿的高底靴染上皇室的顏色。在一天深夜，他帶著驚怖的神色衝進寢宮報告，人民開始攻擊皇宮而且衛隊已經叛變。深信不疑的君王從臥榻上面跳下來，立刻投身到敵人的懷抱中。這個大臣圖謀不軌，騙他從一條暗道逃走，但是暗道的終點就是監獄，阿歷克塞四世被抓，剝光衣物後用鐵鏈捆住，經過幾天酷刑的折磨以後，在那個暴君的命令及親自監督之下，被毒死、勒死或用棍棒打死。艾薩克·安吉盧斯皇帝很快就隨著兒子進入墳墓。穆爾佐菲烏斯對這個無能而又瞎眼的人，可能不用再犯額外的罪行來加速他的死亡。

兩位皇帝的慘死和穆爾佐菲烏斯的篡位改變了鬥爭的性質，現在不是盟軍之間一方高估自己的功勞，而另一方未能善盡承諾的爭吵。法蘭西人和威尼斯人忘懷對阿歷克塞四世的不滿，他們為英年早逝的友伴灑下同情之淚，發出誓言要向不忠不義的民族尋求報復，這些希臘人竟然將弒君的兇手推上帝座。不過謹慎的元首仍然有意於談判，他提出的要求是5萬磅黃金，作為應付的債務、補助的金額或冒犯的罰鍰，這筆金額相當於200萬英鎊。如果不是穆爾佐菲烏斯出於宗教的狂熱或政策的需要，拒絕犧牲希臘教會換取國家的安全，那次的會議也許不會突然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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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當前所要面對的處境是國內和國外敵人的抨擊和叫罵，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對於扮演公眾的勇士這個角色倒是非常稱職。對君士坦丁堡第二次的圍攻比起第一次要困難得多。希臘人嚴格檢討前朝統治的缺失，國庫的財務獲得改善，軍隊的紀律加強整飭，穆爾佐菲烏斯手執錘矛巡視崗哨，並裝出一副武士的姿態，至少令他的士兵和朋友望而生畏。

阿歷克塞四世去世前後，希臘人經過周密安排和竭盡全部力量，兩度企圖火燒停泊在港口的水師，但是威尼斯人靠機警和勇氣把火船驅除，漂流的火焰在海面上燃燒，沒有造成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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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夜間出擊中，希臘皇帝被法蘭德斯伯爵的兄弟亨利打敗，兵力的優勢和主動的突擊更增加敗北的羞愧。他遺留的圓盾在戰場上被人找到，連帶繪有聖母圖像的皇家旗幟3都一起被當作戰利品或聖物送給西妥會修道院的僧侶，他們是聖伯納德的門徒弟子。包括神聖的大齋期在內，拉丁人用了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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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的時間，進行一些前哨戰鬥和準備工作，等到一切妥當以後，才下定決心發起全面的攻擊。陸地的工事和城堡看來很難攻破，根據威尼斯領航人員的說法，在普羅蓬提斯海的海岸下錨很不安全，強勁的海流會把船衝進赫勒斯滂海峽。這對那些勉強留下的朝聖者未嘗不是好消息，他們一直想找機會解散這支軍隊。因此，圍攻部隊決定從港口這邊發起攻擊，這在守軍來說也是意料中事。

皇帝將紅色的御帳設置在附近的高地上面，用來指揮和監督他的部隊恪盡職責完成任務。兩軍擺開長長的陣勢，綿延不絕超過半個裡格，一方的作戰人員都在戰船上就位，另一方排列在城牆和塔樓上面，還有很多座多層結構的木質塔台，高度遠超過一般標準。不知畏懼的觀戰者樂於見到壯觀的場面，要是有機會欣賞當前的景象，一定會傾心不已。兩軍首次瘋狂的交戰是用各種投射器具，向著對方發射標槍、石塊和火球。但是所在地點的海水夠深，法蘭西人非常勇敢，威尼斯人駕駛的技術高明，他們的船隻靠近城牆，一場用刀劍、長矛和戰斧的殊死搏鬥就在不停搖晃的跳板上展開，船上盡量鉤緊連接的位置來保持穩定。進行攻擊的位置有100多處，守軍堅持不退，直到地形有利和兵力優勢的一方佔了上風，拉丁人吹起撤退的號角。過了幾天，他們同樣發起勇猛的進攻，但還是毫無成效。

元首和貴族在夜間舉行軍事會議，唯一憂慮的問題是害怕公眾出現信心危機，好在沒有一個人提出退走或和談，每個勇士雖然性格各異，但都同樣抱持著勝利的信念或光榮戰死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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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人從上一次圍攻的經驗中獲得了寶貴的教訓，但與此同時，拉丁人的士氣也受到了鼓舞，認識到君士坦丁堡也是可以攻克的，比起促使守軍加強戒備，對攻擊者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第三次的進攻中，兩艘船連在一起以使其更為平穩，刮起一陣強勁的北風將船吹向岸邊。特魯瓦和蘇瓦松的主教率領著前鋒，整個戰線迴響著「朝聖」和「天堂」這類充滿吉兆意味的戰鬥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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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的旗幟在城牆上展現，最先登臨的勇士榮獲100銀馬克的賞金，而要是死亡剝奪了他們領賞的機會，還是可以贏得永垂不朽的名聲。

架起雲梯攻佔4個塔樓，3個城門被攻城錘撞開，那些害怕波濤險惡的法蘭西騎士，等到踏上堅實的地面便覺得自己無敵於天下。數千個保衛皇帝安全的人員，看到單槍匹馬的騎士過來便一哄而散，這種作戰的景象難道還需要我描述嗎？他們的同胞尼西塔斯證實了這種可恥的潰逃，說是有一隊幽靈與法蘭西英雄一起進軍，這位英雄在希臘人的眼裡變成一個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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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陣脫逃的人員丟盔棄甲抱頭鼠竄時，拉丁人在指揮者旗幟的引導下進入城中。所有的街道門全部敞開，他們毫無阻擋地通過，不知是預謀還是意外，又燃起第3次大火，在幾個小時之內燒掉的面積，相當於法蘭西3座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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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傍晚的時分，領軍的貴族開始清查軍隊的狀況，加強佔領地區的工事。他們對於首都面積的廣大和人口的眾多感到驚訝，如果教會和宮廷知道自己所擁有的力量，那十字軍至少還需要1個月的苦戰才能攻佔全城。但第二天早晨出現了一支求和的隊伍，手裡舉著十字架和聖像，宣告希臘人願意投降，哀求征服者息怒，稱篡位者已從金門逃走。法蘭德斯伯爵和蒙費拉侯爵佔據布拉契尼和布科勒昂的宮殿，帝國仍舊使用君士坦丁的名字和羅馬的頭銜，實際上已被拉丁朝聖者的武力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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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字軍洗劫君士坦丁堡及希臘人的悲慘命運(1204A.D.)

君士坦丁堡被武力強行攻佔，除了宗教和良知以外，沒有任何戰爭法可以約束征服者的行為。蒙費拉的卜尼法斯侯爵仍舊是全軍的主將，希臘人把他尊為未來的統治者，經常可以聽到極其悲傷的喊叫：「神聖的侯爵國王，請你可憐我們!」他出於審慎的考量或是同情的心理，為逃命的人打開城門，勸告十字軍的士兵饒恕基督徒同胞的性命。尼西塔斯的著作描述了血流成河的情景，沒有抵抗的市民被殺的數目減少到2000人。大部分被殺人員並非死在十字軍的手裡，而是那些早被趕出城的拉丁人，他們在獲得勝利以後前來大肆報復。然而其中有很多人回來是圖利，並不見得一定要傷害那裡的居民。尼西塔斯靠著一位好心的威尼斯商人才能平安無事。英諾森三世指責朝聖者貪財好色，對於老人、婦女甚至宗教職務毫無尊重之心。他痛心感歎那些污穢的勾當，像是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姦淫、私通和亂倫。高貴的夫人和聖潔的修女都在正統教會的軍營裡，被馬伕和農人所玷污。的確如此，勝利的放縱可能激起並掩蓋大量罪惡的行徑，但是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東部的都城會有很多貪財或有意的美女，能夠滿足2萬名朝聖者的情慾，監牢中的女性囚犯也不再是家庭的奴隸，受到權力或暴力的約束了。

蒙費拉侯爵是紀律和德行的維護者，法蘭德斯伯爵是守貞的好榜樣，他們用處死的重典嚴禁強姦已婚婦女、處女和修女。戰敗者乞求張貼公告也受到勝利者的同意，首領的權威和士兵的同情使殘暴和縱慾的行為得以緩和。這些人不再是我們從前所描述的從北國猛衝進來的蠻族，即使他們還是露出兇惡的面孔，然而時間、政策和宗教讓法蘭西人的舉止變得更為文明，特別是意大利人本就如此。不過貪婪的動機容許有更大施展的餘地，君士坦丁堡的洗劫甚至在復活節神聖的週日都繼續進行，可以滿足他們的胃口。沒有任何承諾或條約可以限制勝利的權利，那就是籍沒希臘人所有公有和私有的財富。每個人都可以合法執行搜括的判決和財物的奪取，掠劫的多少視範圍的大小和實力的強弱而定。無論是鑄成錢幣還是未鑄的金銀，都有簡便而通用的兌換標準，劫掠品的持有人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可以換成適合自己口味和地位的財產。在通商貿易和奢侈生活累積的資財中，最貴重的品項要數絲綢、絨布、毛皮、珠寶、香料和名貴的傢俱，在落後的歐洲國家就是拿錢也買不到。劫掠有共同遵守的規則，每個人的所得不能全憑自己的辛勞或運道。拉丁人要將搶劫的物品交出來統一分配，私自吞沒將處以重刑：革出教門或判處死刑。

他們挑選3座教堂作為收存和發放戰利品的地點，分配的原則是步卒每人1份，騎兵或下級武士每人2份，騎士每人4份，貴族和諸侯按地位和功勳分得更多的配額。聖保羅伯爵手下一名騎士違反了神聖的規定而被吊死，他的盾牌和盔甲掛在脖子上面。這樣的案例使類似的罪犯更為小心和講究技巧，但是貪婪之心總是勝過恐懼，一般認為私藏的財物遠超過交出分配的數量。儘管有這些漏洞，洗劫君士坦丁堡掠奪財物之多，不僅前所未見也超出原來的預料。法蘭西人和威尼斯人全數均分，從中還要減去5萬銀馬克，用來償付法蘭西人所積欠的債務，滿足威尼斯人所提出的要求。最後法蘭西人還剩下40萬銀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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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於80萬英鎊。我無法就那個時代的國家和私人的交易，說明這個數額真正的價值，倒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比較，也就是等於當時英格蘭王國年度歲入的7倍。
[214]



在這場驚天動地的大變革之中，我們比較維爾哈杜因與尼西塔斯所描繪的狀況，也就是香檳元帥與一位拜占庭元老院議員不同的看法，倒是會產生非常奇特的感受。整個事件讓人最早獲得的印象，只不過是君士坦丁堡的財富，從一個民族轉移到另外一個民族的手裡，希臘人的損失和痛苦恰好與拉丁人的喜悅和利益達成平衡。但是在戰爭極其可悲的賬目中，收益和損失、歡樂和痛苦從來無法相等。拉丁人的笑容何其短暫而易消失，希臘人則永遠望著破碎的家園哭泣，而且他們真正的災難不僅於此，還會因褻瀆聖罪和受到嘲諷而更加深心靈的創痛。3次大火已經燒掉這座城市絕大部分的建築物和財富，征服者在實質上又能獲得多大好處？那些既不實用也無法運走的東西，到底有多少被惡意地破壞或是隨手摧毀？有多少財寶在打賭、狂歡和胡鬧中被任意地浪費？那些既無耐心又無知識的士兵，自己的報酬被希臘人拐騙偷走，使得多少值錢的物品被他們賤價賣掉？

只有那些窮無立錐之地的人，才可能從社會的變動中得到一些油水，但對於上等階層的悲慘狀況，尼西塔斯有身臨其境的描述。他那豪華的府邸在第2次大火中化為灰燼，這位元老院的議員帶著家人和朋友，躲進聖索菲亞大教堂附近的一座房屋中。在這個簡陋住所的門口，他的朋友、那位威尼斯商人，假裝成看守的士兵，直到他能找到機會匆忙逃走，好保住殘餘的財產和女兒的貞操。這群在富貴環境中長大的流亡者，在寒冷的冬季靠著步行趕路，他們的奴隸都已逃走，他的妻子正在懷孕，也只好自己把行李扛在肩頭。混雜在男人中間的婦女，聽從吩咐用污垢掩蓋美麗的面孔，絕對不可以裝飾打扮。每走一步都會遭到襲擊或面臨危險，外人的威脅遠不及平民的揶揄讓人更感難堪，大家現在都落到平等的處境。這些蒙難的人除非到達塞利布裡亞，結束這段悲慘的旅程，否則便難以安心，而塞利布裡亞離首都的距離是40英里。他們在路上還趕上了逃亡的教長，他騎著一頭毛驢，沒有隨從也缺乏御寒的衣物，完全落到使徒當年的貧窮狀況。他的這身裝扮和行動如果出於自願，倒是會博得安貧樂道的美譽。

就在這個時候，拉丁人的放縱和出於教派彼此之間的仇恨，正在褻瀆教長那些空無一人的教堂。他們將裝飾的寶石和珍珠全部挖出來，拿聖餐杯斟滿酒當作酒杯使用，他們用來賭錢和宴飲的桌子上面鋪著基督和聖徒的畫像，那些基督教禮拜儀式最神聖的器具被任意用腳踐踏。在聖索菲亞主座大教堂，為了拿走掛著的金穗，聖所的大幔都被扯下來，祭壇可以說是最貴重的藝術精品，被劫掠者打碎以後分掉。他們的騾馬滿載著純銀或鍍金的雕刻，這些全部是從教堂的大門或講壇上面撬下的。如果這些牲口因負載過重而摔倒，急躁的趕馬人就會拔出刀來將它們刺死，使得聖潔的道路流淌污穢的鮮血。一個妓女被抱上教長的寶座，大家叫她「魔鬼的女兒」，就讓她在教堂裡唱歌跳舞，用來嘲笑列隊唱讚美詩的東方人。皇家的陵墓和死者的安寧都受到侵犯，使徒大教堂的皇帝墓室全被撬開。據說查士丁尼的屍體過了6個世紀，沒有發現任何腐爛或變質的跡象。在城市的街道上，法蘭西人和法蘭德斯人用彩繪的長袍和飄逸的亞麻頭巾裝扮自己和馬匹。他們參加宴會的酗酒和放縱，
[215]

 對東方的莊嚴節制是一種侮辱。他們為了表示這個民族有人能寫能讀，裝模作樣地擺出筆墨和紙張，卻沒有料到科學的工具和作戰的兵器，在同時代希臘人手裡，同樣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十一、拜占庭的青銅雕像和書籍文物遭到毀棄(1204A.D.)

不管怎麼說，希臘人的名聲和語言，都促使他們藐視拉丁人的無知，忽略拉丁人的進步。
[216]

 就喜愛藝術這個方面來說，民族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而且真實不虛。希臘人對祖先的作品滿懷崇敬之情，保存那些他們無法模仿的古物。君士坦丁堡的雕像遭到摧毀，我們也像那位拜占庭的歷史學家一樣，禁不住要大肆抨擊和譴責。我們知道愛慕虛榮和專制獨裁的皇家奠基人，對這座新建的城市費盡心血加以裝飾。想當年異教徒的作品被大肆破壞，還有一些神明和英雄的雕像逃過了迷信的大斧。城市的廣場和賽車場擁有美好時代的遺物，顯得高貴而且壯觀。

尼西塔斯曾經描述其中一些作品，
[217]

 筆調過分地華麗和矯揉，我特別選擇某些有趣的部分：

(一)「勝利的御車手」用青銅鑄造，是由出賽者自己或公眾出資製作，安裝在橢圓形競技場最適當的位置：威武的御車手站立在戰車上，繞著目標飛奔前進。觀眾可以欣賞他們的姿勢，品評他們的表情。在這些雕像當中，最完美的作品很可能是從奧林匹克運動場搬運過來的。

(二)「獅身人面像、河馬和鱷魚」，表現出埃及的氣候和工藝的水平，這是來自古老行省的掠奪品。

(三)《母狼哺乳羅慕路斯和雷穆斯》，這是一件古代和現代羅馬人都喜歡的作品，但是在希臘雕塑藝術衰落之前，很少有人表現此一主題。

(四)「老鷹用爪子抓住一條蛇正在撕扯」，這是拜占庭人專有的紀念物，他們說它並非出自藝術家之手，完全是哲學家阿波羅尼烏斯神奇的力量，他用這個符咒將城市從劇毒的爬蟲口裡拯救出來。

(五)「驢子和趕驢人」，奧古斯都建造在他的殖民地尼科波裡斯，是紀念阿克興海戰勝利的吉祥物。

(六)「騎士雕像」，無知的人認為是約書亞的像，實際上是那個征服猶太人的皇帝，伸出手阻止正在下墜的太陽。更為古老的傳說是指珀勒洛豐和他的坐騎佩加蘇斯，它那自由自在的神情，像是要表明它並非在地面馳騁，而是在天空飛行。

(七)「青銅的高聳方尖碑」，四面的浮雕是各式各樣極其生動的鄉村景象：歌唱的鳥，勞動的農夫，吹奏笛子的村民，咩咩叫的羊，跳躍的羔羊，大海、魚和捕魚的場面，裸體小愛神在歡笑、嬉戲、互相投擲蘋果。碑的頂端有一座女性的雕像，只要有微風便會轉動，稱為「風的伴侶」。

(八)「弗裡吉亞牧人向維納斯呈奉美女的禮物」，就是那只引起特洛伊戰爭的金蘋果。
[218]



(九)「舉世無雙的海倫像」，尼西塔斯用崇拜和愛慕的言辭加以描述：纖細的雙腳、雪白的手臂、玫瑰色的嘴唇、魔幻的微笑、清澈的眼睛、彎彎的娥眉、勻稱的身材、輕盈的披肩和那隨風吹動的雲鬢。這樣的美即使是蠻族破壞者也會被激起心中的憐憫和惋惜之情。

(十)「雄偉的赫拉克勒斯天神像」
[219]

 ，利西普斯用大師的手法恢復他的生命，如此的龐然大物，他的大拇指有人的腰那麼粗，腳有人的身軀那麼長，
[220]

 還有寬闊的胸部和厚實的肩膀、強健的四肢和堅硬的肌肉、鬈曲的頭髮和威嚴的姿態，沒有攜帶弓、箭囊、棒棍這些武器，只有一張獅皮隨意披在身上。他坐在柳條編的筐子上，右腳和右臂盡量向外伸展，左膝彎曲支撐著手肘，用左手倚著頭，充滿憤慨和抑鬱的神情。

(十一)「巨大的朱諾雕像」
[221]

 ，最早立在薩摩斯以她為名的神廟裡，巨大的頭部要用四頭牛費很大的力氣，才能拉進殿堂。

(十二)「帕拉斯或密涅瓦的巨像」，整個高度是30英尺，惟妙惟肖的神態表現出好戰女神的風格和氣質。有關這座雕像我們不要埋怨拉丁人，在這裡先要說明，帕拉斯像是在第一次圍城之後，出於恐懼和迷信的因素，被希臘人自己毀掉。
[222]



上面列舉的其他銅像，都被十字軍無情的貪婪所打碎或熔化，費用和勞力在轉瞬之間化為烏有，天才的神韻消失在裊裊上升的青煙之中，殘留下來的價值不高的金屬被鑄成錢幣支付給軍隊。青銅並不是製造紀念物最耐久的材料，對於菲迪亞斯和普裡蒙特雷用大理石雕成的人像，無知的拉丁人就會棄之不顧，
[223]

 除非是意外的破壞行動才會將之打得粉碎，不然就會視為無用的石頭而讓它安然矗立在基座上面。那些最有教養的異鄉人，不像他們的同胞拚命追求粗俗和感官的滿足，用虔誠的態度拿出征服者的權勢，全力尋找和搜集聖徒的遺物。
[224]

 這場變革使大量的頭顱、骨骸、十字架和聖像散佈到歐洲各地的教堂。朝聖和奉獻正在急劇增加，將掠奪的物品從東部輸入西部是獲利最豐的行業。有許多在12世紀還存在的古代作品，現在已經消失，無從尋覓。朝聖者對他們沒有能力閱讀的卷籍，就不會花力氣去搶救或運走。紙張或羊皮紙都是易於損毀的材料，要靠大量的抄寫才能保存長久。希臘的文獻和圖書幾乎全部集中在都城，在君士坦丁堡的3次大火中被焚燬的書卷，我們根本無法評估遭受了多大損失，情況之慘重實在讓人傷心落淚。
[225]




 第六十一章 帝國為法蘭西和威尼斯瓜分 法蘭德斯人和教廷派出五位拉丁皇帝 拉丁帝國的貧困和衰弱 希臘人光復君士坦丁堡十字軍的後續狀況 (1020—1261 A.D.)


 一、鮑德溫一世的推選和登基以及帝國之瓜分(1204A.D.)

君士坦丁堡合法的君王亡故後，法蘭西人和威尼斯人確信勝利在握，正義得以伸張，同意瓜分和控領未來的土地所有權。他們根據條約的規定提名12位選舉人，兩個國家各派6名，按照多數決選出東部的皇帝。要是得票數相等，就用抽籤的方式來決定得勝的候選人。他可以獲得拜占庭帝座的所有頭銜和特權——布科勒昂和布拉契尼兩座指定的皇宮，以及希臘君主政體四分之一的領土。同時明確規定，剩下的四分之三疆域由威尼斯共和國與法蘭西的貴族均分。除了對威尼斯的元首表示尊敬以外，每位擁有領地的諸侯對於帝國最高領袖，要承認並善盡聽命效忠和軍事服役的職責。要是皇帝從一個國家產生，要讓他的戰友從其他的國家選出一位教長。朝聖者即使急著要去參訪聖地，還是要奉獻下一年的時間來征服和防守希臘的行省。

拉丁人奪取君士坦丁堡以後，批准條約立即執行，最重要的工作是冊封皇帝。法蘭西的6位選舉人都是教職人員，洛基斯思修道院院長、巴勒斯坦已當選的亞克總主教及特魯瓦、蘇瓦松、哈爾伯施塔德和伯利恆的主教，最後一位在營地擔任的職務是教皇的代表。他們的職位和學識都受到尊敬，都不是選擇的目標，更有資格去尋找理想的人選。6位威尼斯人都是國家重要的公職人員，奎裡尼和坎塔利尼這些貴族家庭發現他們的祖先名列其間，仍舊感到驕傲。

12位選舉人在皇宮的禮拜堂集會(公元1204年5月9日—16日)，聖靈祈禱的莊嚴儀式以後，他們進行商議和選舉，完全是出於敬佩和感恩的心理，要將皇冠授予德行高潔的元首，靠著他的智慧和見識才能成就豐功偉業。最年輕的騎士也都羨慕和讚揚瞎眼花甲老人的功勳，但是愛國的丹多羅沒有絲毫個人野心，滿足於發揮正確的判斷力協助統治的工作。他的提名也受到威尼斯人的批駁，幾位選舉人不但是同胞也是朋友。
[226]

 他們用真誠的言辭表示，共和國的首席官員和東部的皇帝，將這兩個職位賦予同一個人，對於國家的自由權利和聯盟的共同理想來說必然會帶來很大的災難。

元首的退選給功績概等的卜尼法斯和鮑德溫留下斟酌的餘地，聽到這兩人的大名，其他自歎不如的候選人全都退讓表示尊敬。蒙費拉的侯爵受到推薦，主要是因他正當盛年，為人公正廉明，是這群冒險家心目中理想的人物，也符合希臘人的意願。我不相信威尼斯這個大海的主宰，會為阿爾卑斯山腳不足掛齒的領主感到憂慮，或是非常在意他的當選。
[227]

 但法蘭德斯的伯爵是一個富有和好戰民族的領袖，他本人勇敢、虔誠而又純潔，正值32歲的壯年，是查理曼大帝的後裔，也是法蘭西國王的表弟。那些與他處於同等地位的神職人員和貴族，要他們受到一個外國人的管轄，即使屈從也不會心甘情願。沒有進入禮拜堂的貴族在元首和侯爵率領之下，期待12位選舉人做出的決定。蘇瓦松主教代表全體同僚宣佈結果：「我們一致投票同意法蘭德斯和埃諾特的鮑德溫伯爵，成為各位的君主和東部的皇帝，大家要對當選的君王宣誓效忠。」

他用高聲讚許之辭致敬，這個宣佈在全城引起迴響，拉丁人樂不可支地相互慶賀，希臘人在驚怖之餘顯現出奉承的醜態。卜尼法斯首先親吻競爭者的手，讓鮑德溫坐在盾牌上面，大家把他舉起來抬進主座教堂，在莊嚴的氣氛中授予他紫色的厚底官靴。過了3個星期，因為教長的職位空懸，就由教皇的代表為他加冕。不過威尼斯的教士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的會議中很快佔有人數的優勢，他們擁護托馬斯·摩羅西尼坐上教長的寶座，用盡諸般手段要為本國的榮譽和利益，在希臘教會永遠佔有這個極其重要的職位。
[228]



君士坦丁的繼承人毫不耽擱，將改朝換代的變革通知巴勒斯坦、法蘭西和羅馬。他把君士坦丁堡的城門和港口的鐵鏈，當作紀念品送到巴勒斯坦，採用《耶路撒冷條例》當作法規或習慣法，認為最適用於法蘭西殖民地和在東部征服的地區。他在信函裡鼓勵法蘭西的土著參加他的陣營，使殖民地能夠日益壯大，保護征服的既得成果，充實一座雄偉城市和這塊肥沃國土所需的人口。無論擔任教士還是士兵，辛勞的工作就會獲得報酬。他祝賀羅馬教皇能夠在東部恢復原有的權威，邀請教皇親自參加大公會議，消除希臘的宗教分裂，懇求他祝福和原諒沒有服從諭令的朝聖者。英諾森的答覆表現出審慎和尊嚴。
[229]

 在拜占庭帝國的顛覆過程中，他指控人們所犯的惡行，崇敬上帝賜予的恩典。征服者獲得赦免或是譴責，端視爾後的行為而定。條約的合法和有效要依據聖彼得的裁示，但是他的教誨是要建立一個服從和進貢的從屬體系，從希臘人到拉丁人，從官吏到教士，從教士到教皇，層層節制，這是他們最神聖的責任。

瓜分希臘帝國的行省時，
[230]

 威尼斯的收穫比拉丁皇帝分到的部分要大得多。君主據有的地域大約是四分之一，剩餘的地區一半保留給威尼斯人，另外一半分配給法蘭西和倫巴第冒險犯難的勇士。德高望重的丹多羅被宣告為羅馬尼亞的統治者，按照希臘的模式授予他紫色厚底官靴。他在君士坦丁堡結束長久而光榮的一生，即使特權只限於他個人，但他擁有的頭銜讓繼承人使用到14世紀中葉，是真正擁有羅馬帝國八分之三國土的領主。威尼斯的元首是共和國的公僕，很少能被允許離開政府最重要的現職，但是他的位置暫時由副手或攝政代理，能夠在威尼斯的殖民地執行最高統治權。他們佔有城市總面積八分之三的區域，獨立的法庭由6名法官、4名律師、2名會計、2名公設辯護人和1名法警所組成，在東部貿易的長久經驗使他們可以選擇最熟悉的業務。

他們沒有深思熟慮，就貿然接受哈德良堡的統治權和防務，事實上威尼斯對外政策最合理的目標，是從鄰近的拉古薩直抵赫勒斯滂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沿著濱海的城市和島嶼構成一條供應無缺的航線。過分擴張的征戰行動所使用的勞力和經費耗盡了國庫的資財，只能放棄政府的施政方針，採用只要求貴族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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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封建體制。這些貴族的私人家臣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佔有或維持對土地的所有權。運用這種方式以後，出現了像是薩努特家族擁有的納克索斯公國，其將多島之海的大部分島嶼包括在內。共和國用1萬馬克從蒙費拉侯爵的手裡，購買克里特這座富庶的島嶼，連帶成為廢墟的100多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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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貴族政體的自負和狹隘心態限制改進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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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有見識的元老院議員表明聖馬可的財源來自海洋而非陸地。

在冒險犯難的勇士獲得的一半土地之中，卜尼法斯侯爵得到的報酬最為豐富，除了克里特島之外，沒有登上寶座的補償是皇家的頭銜和赫勒斯滂海峽對岸的行省。他的行事非常謹慎，用路途遙遠和難以處理的征服地區交換帖撒洛尼卡(馬其頓王國)，離都城有12天的行程，鄰近他的妹夫匈牙利國王，可以獲得強有力的支持。他在一路上受到當地土著熱情的歡呼，很多地方的人是出於自願，也有人抱著勉強的態度。希臘人再度接受一位拉丁征服者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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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才是真正古代希臘人的後裔，然而統治者帶著漠不關心的神情，踏上了充滿古典風格的土地。

卜尼法斯侯爵用毫不在意的眼光看著坦佩山谷美麗的風景；邁著小心翼翼的腳步穿越溫泉關；佔領那些自己一無所知的城市，像是底比斯、雅典和阿爾戈斯；攻擊科林斯和那波利的城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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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城鎮阻擋大軍的前進。一大群拉丁的朝聖者成為他的手下，完全是機緣湊巧或是他自己的選擇，再不然是後來交換所得。他們濫用勝利的特權縱情聲色，還任意踐踏一個偉大民族的生命和財產。對於這些行省進行詳盡的調查以後，他們完全用貪婪的尺度來權衡每個區域的賦稅、位置的優勢以及維持士兵和馬匹的供應品多寡。他們對於在羅馬主權下久已喪失的屬地，靠著臆測來要求恢復或予以瓜分。尼羅河和幼發拉底河波濤滾滾地流過想像中的領域，能夠從伊康的土耳其蘇丹皇宮中帶走戰利品，這是武士最感快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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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詳盡列出家譜和產業租約，但是我願意指明，布盧瓦和聖波爾伯爵被授予尼斯公國和德摩提卡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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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主要的采邑，附帶警衛、管事、侍酒、司膳和主廚等服務。維爾哈杜因的傑弗裡在赫布魯斯河的河岸，獲得一個管理良好的機構，同時擔任香檳和羅馬尼亞元帥的職位。每位貴族騎在馬上率領所屬騎士和弓箭手，確保他所分到的土地和產業，在開始時只要努力通常會獲得成功。但是貴族的分散削弱了國家的實力，大家一意孤行，必定產生數不清的爭執，只能靠著武力來仲裁。在攻陷君士坦丁堡3個月後，皇帝和帖撒洛尼卡國王領著相互敵視的追隨者兵戎相見。他們之所以握手言和，在於元首的權勢、元帥的勸說以及他們的同儕有各行其是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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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尼斯、特拉布宗和伊庇魯斯建立希臘政權(1204—1222A.D.)

兩位流亡者阿歷克塞三世和五世曾經統治過君士坦丁堡，現在仍舊保有皇帝的頭銜。臣民在他們喪失寶座以後，對年長的阿歷克塞三世所遭遇的不幸可能產生憐憫之心，對穆爾佐菲烏斯(即阿歷克塞五世)的進取精神激起報復的行動。家庭的聯姻、共同的利益、類似的罪行，以及要使敵人毀滅的功績，艾薩克二世的一位弟弟和一位侄兒運用這些方式和相互的認知，使得篡奪者與前者殘餘的勢力聯合起來。穆爾佐菲烏斯在他岳父阿歷克塞三世的營地，受到充滿笑容和榮耀的接待，但是惡漢從來不會去愛同是罪犯的人，也很少會去信任同類。他在浴室被抓走，眼睛被刺瞎，部隊和財富被攫取，然後被放逐任意漂泊，昔日讓人痛恨的對象現在只能引起憎惡和藐視，殺害艾薩克皇帝和他兒子的兇手受到正義的制裁。這個暴君被畏懼或悔恨所糾纏，只能偷偷溜到亞洲，被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捕獲，在公開的審判以後定罪，恥辱地接受死刑。法官爭論處死的方式是斬首、車裂還是刺刑，最後的決定是將穆爾佐菲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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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上狄奧多西石柱柱頂，這根白色的大理石柱有147英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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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將他從頂端拋擲下去，當著站滿陶魯斯廣場無數的觀眾，在走道上面摔得粉身碎骨。這件奇異的事件經過解釋以後，可以印證古老的預言真是靈驗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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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歷克塞三世的下場沒有那樣戲劇化，他成為俘虜，被侯爵送到意大利，當作呈獻給羅馬國王的禮物，原來監禁和流放的地點是在阿爾卑斯山的一座城堡，後來改為亞洲的一座修道院，不過這完全不影響他的命運。但他的女兒在國家遭到災難之前，已經嫁給一位年輕的英雄人物，後來是他接受繼承權，恢復了希臘君王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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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奧多爾·拉斯卡裡斯驍勇善戰，在兩次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中表現極為出色。等到穆爾佐菲烏斯逃走，讓拉丁人進入城市，他在群龍無首之下挺身而出，成為士兵和人民的皇帝，他的這種行為也許是出於愛國的情操，真是無比英勇。要是他能灌輸這種氣勢到群眾身上，那麼他們就能用腳將外鄉人踩成齏粉。陷於可憐絕望之境的居民認為困獸之鬥無濟無事，狄奧多爾退到安納托利亞保持自由之身，避開徵服者直接的注視和立即的追捕。他一開始用藩王的頭銜，後來才即位成為皇帝(1204—1222 A.D.)，打出與敵人勢不兩立的旗幟，不願接受拉丁人奴役的統治，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為了謀取公眾的安全，認為所有的手段都是合法的行為，毫不猶豫地懇求土耳其蘇丹與之建立聯盟關係。尼斯、普魯薩、菲拉德爾菲亞、西麥拿和以弗所都打開城門將他視為解救者。狄奧多爾在尼斯建造官邸作為居留之地，從征戰的勝利贏得實力和聲譽，即使敗北也無損於盛名。

君士坦丁的繼承人還能保有帝國的部分疆域，從米安得河的兩岸到尼科米底亞的郊區，以及後來的君士坦丁堡。帝國另外還有部分遙遠而偏僻的領土，為科穆寧家族嫡系繼承人所據有，他是賢明之君曼紐爾的兒子，也是暴虐之君安德洛尼庫斯一世的孫子，他的名字也叫阿歷克塞，他擁有「偉大」的稱號，這是指他的身材魁梧，並非指功勳蓋世。安格利王朝賜予恩典，指派他擔任特拉布宗總督和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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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貴的家世激發了他的野心，趁著改朝換代的變革宣佈獨立，在沒有更換頭銜的狀況下，和平統治著從錫諾普到發西斯河的黑海沿岸地區。他那毫無名氣的兒子和繼承人被描述成蘇丹的家臣，要提供200名長矛兵為土耳其人服役。科穆寧家族的君主不過是特拉布宗公爵，阿歷克塞的孫子自負而嫉妒，才開始僭用皇帝的頭銜。

第3塊領土位於西部，在帝國沉淪之際為米凱爾保存下來，他是安吉利皇室的一個私生子，在改朝換代之前曾是人質、士兵和叛徒。他逃離卜尼法斯侯爵的營地以獲得自由，娶總督的女兒為妻以控領都拉斯這個要地，然後採用藩王的頭銜，在伊庇魯斯、伊托利亞和色薩利建立實力強大而又名聲響亮的公國，這個地域一直聚集著黷武好戰的種族。希臘人願意為新統治者提供服務，傲慢的拉丁人藐視這個民族，認為他們習性怯懦，生而聽命於人，拒絕他們擔任政府和軍隊的職位。怨恨之心激起他們有所表現，證明他們不僅是有用的朋友還是危險的敵人，處於逆境的磨煉可以振作他們的膽識，那些學識淵博和操守廉明的人，那些出身高貴和驍勇善戰的人，全都投奔特拉布宗、伊庇魯斯和尼斯這些獨立的國家。只有一位希臘的大公情況很特殊，忠誠地追隨法蘭克人，受到含糊其辭的讚許。城市和鄉村一般的平民大眾，樂於接受溫和而常態的奴役生活。經過幾年的勤奮工作與和平的生活，可以暫時消除戰爭混亂不安的狀況。但封建制度所帶來的混亂不安，會擯棄和平的生活和粉碎勤奮的工作。

君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要是有能力，就會掌握武裝部隊來保護他的臣民，他的法律非常明智而行政相當純樸。一位有名無實的君主據有拉丁人的寶座，說起來是這群無法無天聯盟軍隊的首長，實際上卻是聽命的僕從。帝國的采邑或封地大至一個王國小到一個城堡，全都被貴族用刀劍來把持和統治。他們的爭吵、貧窮和無知，將無孔不入的暴政延伸到最隱僻的村莊。希臘人生活在雙重高壓的迫害之下，教士擁有世俗的權威而士兵充滿狂熱的恨意，宗教和語言難以克服的阻礙，使外鄉人和本地土著永遠離心離德。只要十字軍人員在君士坦丁堡採取聯合行動，對於征服者的記憶和軍隊帶來的恐怖，逼得受控制的土地永保沉默。等到拉丁人分散開來以後，就會突顯人數的稀少和訓練的缺失。他們產生的錯誤和遭遇的惡運洩露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們並非所向無敵。希臘人的畏懼之心逐漸減少，痛恨之意相對增加。他們私下抱怨，暗中進行密謀，奴役的歲月尚未滿一年，他們哀求或接受蠻族的援助，無形中感受到那種強大的力量，相信蠻族有感恩圖報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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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加利亞的戰事及鮑德溫的敗北和死亡(1205A.D.)

拉丁征服者受到約翰派遣的使節正式前來祝賀，約翰又稱約安尼斯或卡洛·約翰，是保加利亞人和瓦拉幾亞人叛變的首領。約翰是羅馬教皇的信徒，從教皇的手裡獲得國王的頭銜和一面神聖的旗幟，所以自認是拉丁人的弟兄，現在聽到推翻希臘國君的消息，以能名列於他們的朋友和同謀為榮。卡洛·約翰非常詫異地發覺，法蘭德斯伯爵完全因襲了君士坦丁繼承人的排場和自負，他的使臣竟然被一個傲慢的通知打發走，說是保加利亞的叛賊應該向皇帝請求原諒，因為他竟敢用額頭去接觸寶座的椅腳。極端的憤慨會從暴虐和流血的行動中得到發洩，他運用更為冷靜的策略觀察希臘人逐漸升起的不滿，對他們的痛苦裝出同情和關心的模樣。只要他們發起爭取自由的鬥爭，他就承諾給予個人和王國的支持和援助。民族的仇恨將陰謀叛逆的活動擴展開來，雙方秘密組成團結合作和意志堅定的隊伍。希臘人已經無法忍耐下去，急著拔出佩劍插進那些獲勝的外鄉人的胸膛。但起義的行動經過審慎的考量後還是延後了，一直等到皇帝的弟弟亨利將部隊中最精華的單位運過赫勒斯滂海峽。

色雷斯大多數的城鎮和村莊完成準備，等待動手的信號，拉丁人沒有武裝也沒有產生懷疑，在殘酷無情和令人髮指的報復行動中慘遭奴隸的誅戮。德摩提卡是大屠殺最早的現場，聖波爾伯爵倖存的家臣從這裡開始一路逃向哈德良堡。但那些佔領城市的法蘭西人和威尼斯人，被狂怒的群眾殺害或驅離，守備部隊只有趕快撤走，在相互照應之下退回都城。所有的要塞和堡壘各自為戰抗拒叛徒，對外失去聯繫，也不知道統治者遭到什麼下場。傳聞和恐懼的聲音宣佈希臘人的揭竿而起，保加利亞的盟軍很快抵達。卡洛·約翰根本不運用自己王國的軍隊，從西徐亞荒野引來1.4萬名科曼人的隊伍。據說這些蠻族會飲俘虜的鮮血，把基督徒當成犧牲，在祭台上奉獻給他們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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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突然和危險遽增的警報，皇帝派遣疾馳的信差召回亨利伯爵和他的部隊。要是鮑德溫等待他那勇敢的兄弟返回以後，加上原來準備的2萬亞美尼亞人，可以用概等的兵力迎戰入侵者，而且在武器和訓練上佔有優勢。然而騎士精神很難將謹慎和怯懦分得清楚。皇帝率領140名騎士進入戰場，加上伴隨的弓箭手和下級武士。元帥在勸阻無效以後只有服從命令，率領前鋒一起行軍前往哈德良堡，主力由布盧瓦伯爵指揮，年邁的威尼斯元首隨著後衛。流亡的拉丁人從四面八方趕來加入，使數量嚴重不足的軍隊能夠增大實力，著手包圍在哈德良堡的叛徒。他們在復活節的聖週期間，為了獲得給養到鄉村去搶劫，製造各種攻城器具用來毀滅同教的弟兄，這就是十字軍對宗教虔誠所秉持的意念。拉丁人受到科曼人輕騎兵部隊的攔截，已經全面提高警覺，這時科曼人對拉丁人未完成整備的戰線邊緣進行了大膽的襲擾。羅馬尼亞元帥很快傳令下去，騎兵部隊在聽到號角聲後，立即上馬排成陣式，但是任何人不得擅自發起散漫而危險的追擊，違者要受到處死的懲罰。布盧瓦伯爵第一個不服從這個明智的命令，行動魯莽以致命喪黃泉，連帶皇帝也遭遇不幸。

科曼人可以說是帕提亞人的一支，在拉丁人發起衝鋒的同時就向後逃走，在疾馳出兩個裡格的距離後，騎士和馬匹都累得喘息不已，這時科曼人突然轉過身來開始反擊，包圍法蘭克人的重裝騎兵部隊。伯爵在戰場上被殺，皇帝成為俘虜(公元1205年4月15日)。哪怕皇帝不屑於逃走、伯爵拒絕降服要奮戰到底，就一個將領而言，要是無法執行職務或是忽略應盡的責任，即使個人作戰無比的英勇，也只是可憐的贖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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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人為野戰的勝利和皇家的俘虜感到自豪，立即前進解救哈德良堡和完成摧毀拉丁人的工作。在這個時代，要說戰爭是一種科學，不如說是一種激情。如果不是羅馬尼亞的元帥展現冷靜的勇氣和高明的技巧，全都會無可避免地遭到殲滅的下場，他的勇氣和技巧在任何年代都屬罕見，更不要說是在落後的中世紀。他的悲傷和恐懼向著元首傾注，但是後者有堅定和忠誠的心胸使他獲得安撫。元帥在營地做出安全的保證，僅有那些具備宗教信仰的人才能理解。維爾哈杜因一整天都留在城市和蠻族之間極為危險的位置，在深夜的寂靜中撤離營地，用3天的時間實施高明的撤退行動，就是色諾芬和1萬希臘傭兵也會讚不絕口。

元帥在後衛阻擋追擊帶來的打擊，在戰線的前列安撫逃亡人員急躁的情緒。不論科曼人在任何地方出現，都會被一列無法穿透的長矛所迫退。到了第3天，疲憊不堪的部隊看到大海、羅多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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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孤獨的小鎮以及望眼欲穿的友軍，從亞洲海岸運過來在此地登陸。他們擁抱在一起，不禁流下淚來，立即將部隊合併以後召開會議。亨利伯爵在兄長缺席的狀況下成為帝國的攝政，剎那間使他從年輕天真變得衰老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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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科曼人因夏季的炎熱而撤退，在這個危險的時刻，有7000名拉丁人背棄君士坦丁堡、戰友和誓言。雖然有一些局部的獲勝，還是無法抵消在魯西烏姆的戰場損失120名騎士的慘重代價。帝國的疆域只剩下都城，以及在歐洲和亞洲海岸兩三處相鄰的城堡。

保加利亞國王不僅所向無敵而且絕不留情，卡洛·約翰用尊敬的態度迴避教皇提出的要求。教皇懇求這位新入教的教友恢復和平，將皇帝歸還給備感痛苦的拉丁人。卡洛·約翰的說法是，釋放鮑德溫已不再是凡人所具有的權力，這位君王已經瘐斃獄中。有關他過世的情形出於無知和輕信，有各種傳聞。悲劇傳奇的愛好者一定樂於聽到，脈脈含情的保加利亞王后要引誘皇家的俘虜，他的品德高尚，拒絕苟且的行為，受害於婦人的謊言和蠻漢的忌恨。他的四肢都被利刀砍下來，流血的身軀被拋棄在狗和馬的屍體中間，在拿來喂猛禽獵鷹之前，活了3天的時間還未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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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20年以後，尼德蘭一處森林裡有個隱士自稱是真正的鮑德溫，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法蘭德斯合法的統治者，提到他的逃走、他的冒險以及他的悔罪，那是因為他長期生活在一個易於信仰和反叛的民族中間。開始時大家深受感動，法蘭德斯人承認這位長期失蹤的君王。法蘭西宮廷經過簡短的訊問，查出他是一個騙子，將他處以羞辱的死刑。但法蘭德斯人對這件事還是深信不疑，連那些最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指責伯爵夫人珍妮，說她為了個人的野心犧牲可憐老父的性命。


 四、亨利的臨危用事與改變統治作風的始末(1206—1216A.D.)

在所有文明的敵對行為中，簽訂條約是為了交換或贖回俘虜，要是拘禁時間延長，各種狀況已經清楚，就要按照他們的階級給予仁慈或禮遇的接待。野蠻的保加利亞對於戰爭的法則完全陌生，設置的監獄真是暗無天日。到拉丁人知道鮑德溫過世為止，一年多的時光已經流逝，在這之前他的弟弟亨利擔任攝政，現在同意接受皇帝的頭銜。希臘人讚揚他謙恭和藹的態度，認為他這種行為是極為罕見又無法模仿的美德。他們輕浮奸詐的野心熱衷於掌握或利用空位期的機會，不過一種繼承法規逐漸用來規範和決定歐洲各個王國的世襲和傳承，可以同時保障君主和人民的權益。

在東部帝國的支持下，亨利逐漸掌握朝政，身邊已無當年的戰友，十字軍的英雄人物不是離開人世就是從戰爭中退休。威尼斯元首、年高德劭的丹多羅，安享皓齡和光榮以後化為一抔黃土。蒙費拉侯爵被從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召回，要為鮑德溫報仇雪恨以及防守帖撒洛尼卡。封建制度有關效忠和服務的一些較棘手的爭執，需要皇帝和國王兩人當面會談來解決，雙方基於相互的尊敬和共同的危難，能夠緊密地團結合作。亨利與意大利國君女兒的婚事更能保證聯盟的關係，他很快哀悼朋友和岳父的喪生。卜尼法斯被一些忠誠的希臘人說服，非常大膽而且順利地進犯多山的羅多彼地區，保加利亞人在他接近時逃走，然後集結起來在他撤退時施以襲擾。在這時，傳來消息說他的後衛遭到攻擊，他來不及穿上護身的鎧甲就跳上馬背，端起長矛衝向當面的敵人，在魯莽的追擊中身受重傷。帖撒洛尼卡國王的頭顱被送給卡洛·約翰，他雖然沒有戰陣的功勞，卻享受勝利的榮譽。在這個令人傷感的事件發生以後，維爾哈杜因的傑弗裡不僅封筆而且始終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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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他仍舊擔任羅馬尼亞元帥的職位，後續的功勳也會埋沒在歷史的灰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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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行事風格並非難以應付艱辛的局面，在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作戰和越過赫勒斯滂海峽的進擊中，他不僅贏得了驍勇善戰的騎士的名聲，也是一名精通兵法的主將。他並不一味恃勇鬥狠，而是講求謹慎穩重和虛懷若谷，較之生性衝動的兄長在講道方面更為高明。為了對抗亞洲的希臘人和歐洲的保加利亞人，他被逼得要採取兩面作戰的方式，無論在甲板還是馬背上，他總是先身士卒。雖然他小心翼翼地用盡諸般手段讓部隊立於不敗之地，但還是經常用自己做榜樣，以提振拉丁人消沉的士氣，使他們願意保護和支持大無畏的皇帝。這些努力和從法蘭西獲得的人員和金錢的支援，所能發揮的效果，還是不及難以制伏的對手本身所犯的過失、殘酷的作風和最後的死亡。失望的希臘臣民邀請卡洛·約翰前來解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期盼能夠保護他們的自由和接納他們的法律，但是他們很快領教到這個民族的猙獰面目，開始咒罵這個野蠻的征服者。現在他不必掩飾原本的意圖，那就是要摧毀色雷斯所有的城市，將全部居民遷移到多瑙河的北岸地區。很多市鎮和村莊都已十室九空，一堆廢墟標示出菲利普波裡斯的位置，這些引起叛亂的始作俑者，會對德摩提卡和哈德良堡如法炮製。

希臘人在亨利的寶座前面發出悲痛和悔恨的哭聲，只有氣度恢宏的皇帝願意原諒和相信他們。最多不過400名騎士以及他們的下級武士和弓箭手集結在他的旗幟下，他就帶領這支微弱的兵力去尋找保加利亞人並且將他們擊退，而對方統率的部隊除了步兵還有4萬騎兵。亨利在這一次的遠征行動中，對於處在敵對地區和友善地區有極為不同的感受，他的軍隊使其他的城市得以保全不致毀滅，羞辱的野蠻人被迫放棄到口的獵物。圍攻帖撒洛尼卡是卡洛·約翰最後施加於人的災難，竟然使自己遭到報應。他夜間在御帳中休息時遇刺身亡，將領(或許就是兇手)發現他浸浴在血泊裡，亨利之死被歸因於聖德米特裡烏斯用長矛的一擊，因而獲得異口同聲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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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幾次勝利以後，審慎的亨利與暴君的繼承人以及尼斯和伊庇魯斯的希臘君王，終於簽訂光榮的和平條約。即使割讓一些有爭議的領土，還是為自己和手下的諸侯保住了一個廣大的王國。

他的統治僅延續了10年而已(公元1206年8月20日—1216年6月11日)，促成了一段短暫的繁榮和平時期。他的作為遠超過鮑德溫和卜尼法斯狹隘的政策，毫無拘束地將政府和軍隊的重要職位授予希臘人。這種寬厚的情操和做法來得及時，尼斯和伊庇魯斯的君王準備用利誘的方式，使那些貪財的拉丁人成為忠勇的傭兵為他們效命。亨利的目標是將優秀的臣民團結起來給予應得的酬勞，不論他們是哪個民族或說哪種語言。但是他對兩個極不兼容的教會，倒是不急著完成它們的合併。貝拉基烏斯是教皇的代表，他的言行舉止就像是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曾經下令禁止使用希臘人的禮拜儀式，擺出固執的態度強制徵收什一稅，稱頌聖靈的讚美詩要用雙倍的行列，盲目服從羅馬教皇的指示。

弱勢的派別訴諸良心的責任，懇求宗教自由的權利。他們說道：「我們的肉體受愷撒的統治，但是唯有我們的靈魂屬於上帝。」皇帝用堅定的意志阻止宗教迫害的行為。要是我們相信這樣一位君王竟然被希臘人毒死，那麼就會對人類的恩情和感激抱著不屑一顧的念頭。他作戰的剽悍是一種世俗的特質，與其他騎士並沒有多大不同。然而亨利擁有「仁者之勇」的美稱，在一個迷信的時代竟敢反對教士的傲慢和貪婪。在聖索菲亞主座教堂，他把帝座置放在教長的右邊，這種僭越行為引起教皇英諾森三世嚴詞指責。他頒布了一道有利後世的詔書禁止領地的轉讓，這是有關「永代讓與」法規的第一個案例。很多拉丁人想要返回歐洲故土，就將產業讓與教會以獲得永生或塵世的報酬，這些神聖的土地立即被免除軍事的服役，一個殖民地的士兵逐漸變成一大群教士。


 五、科特尼的彼得與其子羅伯特的不幸下場(1217—1228A.D.)

光明磊落的亨利為了防衛一個幼兒的帝國(這個國王是他朋友卜尼法斯的兒子)，結果自己在帖撒洛尼卡逝世。法蘭德斯伯爵的男性世系不過經歷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初兩位皇帝就已經斷絕，他們的姐妹約蘭德是一位法蘭西諸侯的妻子，也是很多子女的母親，其中一個女兒嫁給了匈牙利的安德魯國王，是勇敢和虔誠的十字軍鬥士。羅馬尼亞的貴族擁護他在拜占庭登基稱帝，認為可以獲得鄰近一個善戰王國的大力支持，但是生性審慎的安德魯尊重繼承的法規。拉丁人邀請約蘭德公主和她的丈夫歐塞爾伯爵科特尼的彼得前來繼承東部帝國。彼得的父親有皇家的血統，母親是貴族出身，使他以法蘭西國王嫡親表兄弟的關係被推薦給他們的貴族。何況他有良好的聲譽和龐大的產業，在鎮壓艾伯塔異端的血腥十字軍行動中，士兵和教士對他的誠信和英勇有很好的口碑。君士坦丁堡擢升一個法蘭西的皇帝，只有虛榮成性的人才可能大聲讚譽。但行事謹慎的君子對彼得身居危險而令人憧憬的高位，只會同情，不會產生嫉妒之心。

彼得為了保證能獲得頭銜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不惜變賣或抵押最好的產業籌措足夠的用項。他那生性慷慨的皇家親戚腓力·奧古斯都，本著權宜之計和騎士精神，率領140位騎士、5500名下級武士和弓箭手，越過阿爾卑斯山。經過一番考量以後，教皇霍諾雷斯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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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說服願意為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加冕(公元1217年4月9日)，但是舉行典禮的教堂不能位於城內，以免產生誤會，以為他對帝國古老的都城曾經暗示或授予任何統治權力。威尼斯人保證將彼得和他的軍隊安全運過亞得裡亞海，也把皇后和她的4個兒子送到拜占庭的皇宮。但是威尼斯人要他從伊庇魯斯藩王的手裡收復都拉斯，作為他們服務的代價。伊庇魯斯王朝第一代的君王是米凱爾·安吉拉斯或稱科穆尼努斯，他的權力和野心全由狄奧多爾繼承，這個合法接位的弟弟已經威脅且侵入了拉丁人所建立的國家和帝國。

皇帝負起他的責任，在發起無效的攻擊以後撤圍而去，從事漫長而危險的行程，從都拉斯經由內陸抵達帖撒洛尼卡。他很快在伊庇魯斯的山區面臨敗北的危機，所有的關隘都有重兵把守。他的給養消耗殆盡，敵人用狡詐的談判使他受到延誤和欺騙，等到科特尼的彼得和羅馬的教皇代表在宴會中被捕，法蘭西軍隊在失去領導者和希望以後，急著交出武器換取赦免和麵包這些並不可靠的承諾。梵蒂岡大為震怒，威脅邪惡的狄奧多爾，他會受到塵世和天國的報復。被俘的皇帝和他的士兵沒有人出面說話，教皇的譴責只是因為他的代表被監禁，一旦教士被釋放，並得到宗教方面聽命的承諾，立即讓教皇感到滿意，馬上原諒伊庇魯斯的藩王並且給予保護。狄奧多爾用專斷的指揮才能和部隊的龐大實力，使威尼斯人和匈牙利國王斷絕解救的念頭。只有自然死亡或過早逝去
[254]

 ，才會讓科特尼的彼得從毫無希望的囚禁狀況中獲得自由(1217 A.D.—1219 A.D.)。

合法的君王不在宮廷而且下落長久不明，身為妻子或孀婦的約德蘭仍然抱著希望，所以拖延新皇帝即位的宣告。她在去世前處於悲傷的狀況，生下一個遺腹子取名為鮑德溫，是君士坦丁堡最後也是最不幸的拉丁君王。他從出生起就得到羅馬尼亞貴族的鍾愛，整個幼年時代一直為未成年的問題拖延不決，他要求的繼承權利為年長的兄長所取得。幾個兒子中的長子是科特尼的菲利普，從母親那裡繼承那慕爾作為他的領地，憑著個人的智慧，情願做一個實權的侯爵也比繼承一個虛幻的帝國要強得多。在他拒絕以後，彼得和約蘭德的第二個兒子羅伯特受到召喚，要在君士坦丁堡即位稱帝。父親的前車之鑒使他選擇了一條行程緩慢卻安全的路線，通過日耳曼再沿著多瑙河前進。他的姐姐嫁給匈牙利國王，使得整個航程通行無阻。教長在聖索菲亞主座教堂為羅伯特皇帝加冕，他的統治是充滿災難和恥辱的時代(1221—1228 A.D.)，這個殖民地被大家稱為「新法蘭西」，無論在各方面都屈從於尼斯和伊庇魯斯的希臘人。

狄奧多爾·安吉拉斯靠著背信而非勇氣獲得一次勝利，領軍進入帖撒洛尼卡王國，把卜尼法斯侯爵的兒子、怯弱的德米特裡烏斯趕走，在哈德良堡的城牆上面豎起自己的旗幟。他出於虛榮心作祟，在敵對皇帝的名單上面加上三世或四世的稱號。帝國剩下的在亞洲的行省，被約翰·瓦塔西斯一掃而空，他是狄奧多爾·拉斯卡裡斯的女婿和繼承人，在節節勝利之下統治了33年之久，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都表現出高尚的品德。在他的軍紀要求和嚴格訓練之下，法蘭西傭兵部隊的刀劍成為征服最有效的工具。他們從原來服務的祖國逃亡，這也是希臘人的後代子孫會興旺的徵候和理由。等到他打造出一支艦隊以後，控領整個赫勒斯滂海峽的航道，佔領萊斯沃斯島和羅得島，攻擊駐守坎地亞的威尼斯人，攔截數量極為稀少的西部援軍。拉丁皇帝有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派遣一支軍隊來迎戰瓦塔西斯，這支軍隊敗北以後，將資深的騎士遺棄在戰場。

但是一個國外敵人的成功，對於膽怯的羅伯特來說，沒有像倨傲的拉丁臣民那樣痛苦，這些臣民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皇帝衰弱還是帝國衰弱。他個人的不幸可以證明政府的公權力不彰和那個時代的兇惡殘暴。充滿愛意的年輕人對希臘新娘很冷淡，她是瓦塔西斯的女兒。他於是將一位美麗的少女接進皇宮，這個女孩雖然有貴族身份，但來自阿圖瓦未曾出任官職的家庭，她的母親羨慕皇家的虛榮，擅自廢除與勃艮第一位紳士的婚約。這位男士轉愛成恨，就將朋友召集起來，強行闖入皇宮的大門，將女孩的母親丟進大海，用非常殘酷的手法將皇帝的妻子和侍妾的鼻子和嘴唇割掉。這個罪犯不僅沒有受到處罰，貴族反而公開認同並讚許這種野蠻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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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作為君王還是男子漢，羅伯特都不可能饒恕對自己的冒犯。他從這座罪惡的城市逃走，哀求教皇主持公道或給予同情。皇帝受到神色冷漠的勸導，教皇要他回到自己的都城。在他能夠服從教皇的指示之前，悲傷、羞辱和憤怒的壓力已經將他擊倒。


 六、約翰極其光榮的戰績及鮑德溫二世的稱帝(1228—1261A.D.)

僅憑匹夫之勇就能從臣民的地位爬升到耶路撒冷或是君士坦丁堡帝王的寶座，只有騎士時代才會產生這種現象。虛有其名的耶路撒冷王國已傳到瑪麗的手裡，她是蒙費拉的康拉德和伊莎貝拉的女兒，阿爾梅裡克的孫女。她在公眾的歡呼聲中，嫁給布裡恩的約翰，他出身於香檳一個貴族家庭，根據腓力·奧古斯都的看法，約翰是聖地最傑出的保衛者。在第五次十字軍東征中，他曾率領10萬拉丁人征服埃及，靠著他才完成達米埃塔的圍攻，後來的失敗應該歸咎於使節的傲慢和貪婪。等到他的女兒和腓特烈二世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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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皇帝的忘恩負義使他在一怒之下接受托付，願意指揮教會的軍隊。儘管布裡恩的約翰年事已高，被剝奪皇室的權利，但他那鋒利的長劍和抖擻的精神，仍然時刻準備為保衛基督教世界而戰。科特尼的鮑德溫在他的兄長7年統治期間，幼稚的性格還沒有脫離孩子氣，羅馬尼亞的貴族感覺十分有必要將王權交到一個男子漢或英雄人物的手中。耶路撒冷在位已久的國王可能對攝政的稱呼和職位不屑一顧，他們同意授予他終身國王的頭銜和特權(1228—1237 A.D.)，唯一的條件是他的二女兒要嫁給鮑德溫，讓鮑德溫成年後繼承君士坦丁堡的帝座。

布裡恩的約翰憑著他的名聲、他的推選和他的臨朝，給希臘人和拉丁人帶來莫大的期望。大家都崇拜他那英勇的神態、年過80仍然硬朗，朝氣蓬勃保持著超乎常人的極其魁梧和偉岸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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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貪財重利和好逸惡勞的念頭似乎冷卻了他的雄心壯志，軍隊都已解散，2年的時間白白浪費，沒有任何行動和建樹。直到尼斯的瓦塔西斯和保加利亞國王阿扎恩危險地結盟，才使他清醒過來。他們從海上和陸地兩面包圍君士坦丁堡，分別率領一支10萬人的大軍和300艘戰船的艦隊。這時拉丁皇帝的軍力只剩下160個騎士，以及數量不多的下級武士和弓箭手。我現在提到這件事都感到心驚膽戰，這位英雄不去防守城市，反而率領騎兵出擊，敵人有48個騎兵隊，僅有3個隊從他所向無敵的劍下逃脫。他的榜樣鼓舞了士氣，步卒和市民搶登停泊城牆附近的船隻，其中有25艘被大家喜氣洋洋地拖回君士坦丁堡港口。在皇帝的召喚之下，這些船隻和盟友都全副武裝，參加守備的行列，衝破阻擋他們通過的障礙。翌年，他們再次打敗同一批敵人。那個時代一些文詞粗俗的詩人，將布裡恩的約翰比為赫克托耳、羅蘭和猶大·馬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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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的功勳和他的光榮，都因希臘人的不置一詞而受到貶抑。帝國很快失去最後的捍衛者，這位臨死的君王渴望穿上方濟各會修士的服裝進入天堂。

在布裡恩的約翰獲得兩次勝利的戰爭中，那位受他監護的鮑德溫，我未曾發現他有任何功績，也沒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在那時已到達服役的年齡，在養父逝世後繼承他的寶座(公元1237年3月23日—1261年7月25日)。這位皇家年輕人被授予更適合他個性的使命，被派去拜訪法蘭西國王的西部朝廷，尤其是教廷的所在地，希望他的天真坦誠和所受苦難能激起同情心，獲得一些人員或金錢的援助，解救瀕臨滅亡的帝國。他曾經3次從事乞師列國的工作，每次他都故意拖延時間遲遲不肯返國，25年的統治中在國外度過的年頭比國內還要多，皇帝認為沒有一個地方，比起他的故鄉和首都使人感到更不自由和缺乏安全感。在某些公共場合，奧古斯都的稱號和紫袍的榮耀可以滿足他的虛榮心，還有就是在里昂的大公會議上，腓特烈二世被廢黜，並被判處破門罪，鮑德溫身為東部的共治者，最大的禮遇是能坐在教皇的右手邊。

多少次這位出亡者、流浪漢和皇家乞丐到處打躬作揖、靦腆求情，遭到自己國家和其他民族的白眼。他第一次出訪英格蘭，在多佛受到攔阻和嚴辭譴責，竟然說他未得許可擅自進入一個獨立王國。經過一段時間的耽誤以後，鮑德溫終於獲准繼續他的旅程，各方對他的接待都很冷淡，臨別時他還要為700馬克的禮物一再表示感激。他從貪婪的羅馬只能得到十字軍的一紙公告，以及教會恩典所賜予的一筆財富，那些錢幣因為發行和使用的浮濫，在流通的市場上已經貶值。家世出身和流離顛沛使他得到慷慨的表兄路易九世的青睞，但是這位聖徒想要在軍事上有番作為，卻從君士坦丁堡轉移到埃及和巴勒斯坦。鮑德溫只有出售最後的世襲產業，就是那慕爾侯爵和科特尼領主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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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緩解公眾和他個人所處的貧窮困境。他只有接受飲鴆止渴的權宜之計，帶領一支3萬人馬的軍隊再度回到羅馬尼亞，由於希臘人的恐懼心理，誇大了部隊兵員的數量，將之翻倍。最初送到法蘭西和英格蘭的信息是他的勝利和希望，他所侵入的國家離首都只有3天的行程，如果能夠順利奪取一座雖然沒有名氣但重要的城市(很可能是契奧利)，不僅邊境能得到安全，進出也更為容易。但是這些希望(假定鮑德溫說的真有那麼一回事)很快像春夢一樣消失，法蘭西的軍隊和錢財在他無能的手裡折損殆盡。靠著與土耳其人和科曼人極不光彩的聯盟，來保護拉丁皇帝的寶座：他為了籠絡土耳其人，同意將侄女嫁給朝廷設在科尼不信上帝的蘇丹；同時為了討好科曼人，答應他們使用異教的儀式，在兩軍的陣前殺狗獻祭，雙方歃血為盟以保證彼此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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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奧古斯都的繼承人已經窮困到難以維生的地步，將君士坦丁堡的皇宮和監獄的空屋拆除作為冬天的燃料，剝下教堂的鉛皮應付日常的開支。一些意大利的商人放給他高利貸，極盡刻薄之能事，腓力是他的兒子和繼承人，被當作借債的保證抵押在威尼斯。衣食不周的確不幸，但是財富是相對的。一位家用原本富足的君王因為需求的增加，飽嘗貧窮帶來的焦慮和痛苦。

雖然處於難堪的苦難之中，皇帝和帝國還擁有一件相當珍貴的財寶，基督教世界的迷信使它具備非常奇特的價值。真十字架的身價因不斷地分割而降低，長期留在異國，與不信上帝的人在一起。東部和西部拿出那麼多的真十字架碎片，這種行為自然會有人產生懷疑。但是耶穌受難的另一件遺物保存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家禮拜堂，那頂戴在基督頭上的荊棘冠冕同樣價值連城而且貨真價實。從前埃及的債務人經常使用的辦法，是將父母的木乃伊當作貸款的抵押品，出於榮譽和宗教方面的顧慮，到期一定會贖回。在類似的狀況之下，羅馬尼亞的貴族趁著皇帝不在朝中，就用神聖的荊棘冠冕當作抵押，借到13134塊金幣。
[261]

 後來他們未能履行契約，威尼斯一位名叫尼古拉·奎裡尼的富商願意為他們墊款，支付給急著要求還錢的債權人，條件是他們如果無法在一個短暫而確定的期限之內贖回作為抵押的遺物，物品就要留在威尼斯成為永久的財產。

這些貴族將苛刻的條件和面臨的損失報告皇帝，帝國無力拿出7000鎊的贖金，鮑德溫急著從威尼斯奪回寶物，好用光榮而高昂的價格交到虔誠的基督教國王手中。然而談判帶來很微妙的難以處理的問題。哪位聖徒要購買遺物，便觸犯買賣聖物牟利罪，但是如果能改變這種表達的方式，他便可以合法地清償債務、接受饋贈和履行義務。他派出兩位多明我會的修士作為使節前往威尼斯，要去贖回神聖的荊棘冠冕，聖物不久之前才逃過海上波濤和瓦塔西斯戰船截奪的危險。他們打開木箱，發現裡面有一個聖物櫃貼著元首和貴族的封條，存放著一個裝著耶穌受難遺物的金瓶。威尼斯勉強屈服於正義和實力的要求；腓特烈皇帝同意給予他們禮遇讓他們光榮地通過國土；法蘭西宮廷前往香檳的特魯瓦，虔誠迎接價值無法估算的神聖遺物。國王赤腳只穿一件內衫，親自捧著聖物，用凱旋的行列穿過巴黎城，還用1萬銀馬克的贈款彌補鮑德溫的損失。

成功的交易促使拉丁皇帝想用同樣合算的條件，處理皇家禮拜堂一些剩餘的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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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真十字架很大部分的實物，聖子的嬰兒衣物，耶穌受難的長矛、海綿和鐵鏈，摩西的手杖，施洗者聖約翰的部分頭蓋骨。聖路易為了接納基督教的精神寶藏，花了2萬銀馬克，在一個莊嚴的地基上興建神聖的巴黎皇家禮拜堂，賦予布瓦洛的繆司不朽的稱號，讓人感到十分可笑。任何人都無法提出證據證明遙遠的古代遺物真實無虛，只有認為遺物曾經產生奇跡的教徒才會確信無疑。大約在上個世紀的中期，有一個人罹患無藥可治的腫瘤，被用神聖荊棘冠冕的刺輕觸一下立即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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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西最虔誠和最理性的基督徒曾經證實這件異聞。除了那些對宗教的輕信抱著抗拒到底的人，誰也不能證實這種奇跡絕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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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希臘人大舉進擊驅逐拉丁人光復君士坦丁堡(1237—1261A.D.)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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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受敵，形勢岌岌可危，延遲敗亡的唯一希望在於，他們的敵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發生內訌。尼斯皇帝瓦塔西斯的優勢兵力和策略，使他們僅有的一點希望也為之粉碎。在瓦塔西斯的統治之下，從普羅蓬提斯內海到潘菲利亞的岩石海岸，整個亞洲地區保持著繁榮與和平，每一次戰役的結果都擴大了他對歐洲的影響力。多山的馬其頓和色雷斯那些堅固的城市，都從保加利亞人的手裡被解救出來，這個王國現有的已確定的國界，開始沿著多瑙河南岸延伸。羅馬唯一的皇帝不能容忍伊庇魯斯的領主、西部科穆寧王朝的王侯，竟敢出來爭奪或分享紫袍的榮耀。謙恭的德米特裡烏斯改換靴子的顏色，滿懷感激地接受地區統治者的稱號。這樣一來自己的臣民為他的卑劣和無能所激怒，向他們最高的主子瓦塔西斯請求保護。經過一番抵抗以後，帖撒洛尼卡王國併入尼斯的帝國，瓦塔西斯在沒有競爭對手的狀況下，統治了從土耳其邊界到亞得裡亞海的廣大版圖。歐洲的君主全都尊重他的才能和實力，如果他願意簽署一份正統教義的信條，教皇就會毫不勉強地放棄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寶座。

然而，瓦塔西斯逝世，接位的兒子狄奧多爾的統治短暫而多事，他的孫子約翰年幼無能為力，延遲了希臘人的復國行動。我在下一章要敘述國內的重大變故，在這裡只能提到，監護人和共治者米凱爾·帕拉羅古斯野心勃勃(公元1259年12月1日)，的確表現出一代新王朝奠基者的德性和罪惡，年輕的君王深受他的壓迫。自我安慰的鮑德溫皇帝認為，用無約束力的談判可以收復一些行省和城市。他的使臣在尼斯受到嘲弄和藐視以後只能鎩羽而返。他們提出很多希望能夠歸還的地方，帕拉羅古斯指出，由於非常特殊的緣故，這些地方在他看來，不僅非常可愛而且讓他珍惜：有一個地點是他的出生地，還有一處是他擢升軍事指揮官的地點，再有就是享受狩獵樂趣的位置，他希望能長遠保有這種福分。極為驚愕的使臣問道：「那你準備將哪個地方交還我們呢？」希臘人回答道：

什麼都沒有，寸土尺地都不給。如果你們的主子真心尋求和平，就讓他每年付給我貢金，額度是君士坦丁堡的貿易和關稅收入。答應這個條件，我就同意他繼續統治。要是他拒絕，我只有訴諸戰爭。我對用兵可不是外行，一切全靠上帝和武力來解決。

帕拉羅古斯對伊庇魯斯暴君的一次遠征，拉開了戰爭的序幕。在獲得了一次勝利以後，他緊接著遭遇了一場敗北；科穆寧家族和安格利家族在他的斬草除根和統治以後，還能在山區倖存；而亞該亞的君王維爾哈杜因被俘，則使拉丁人失去了他們行將毀滅的王國的最活躍、實力最強的諸侯。威尼斯和熱那亞兩個共和國第一次的海上交鋒，是為了爭奪東部海域和貿易的控制權。驕傲和利益使威尼斯人投身於君士坦丁堡的守備工作，他們的對手則一心想要促成希臘人的計劃，熱那亞人與分裂主義的征服者結盟，使得拉丁教會極為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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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凱爾皇帝全心全力要達成遠大的目標，親自巡視色雷斯的部隊訓練，以及加強工事整備。拉丁人的殘餘隊伍被驅離最後一個據點。他攻打加拉太的郊區，沒有成功，與一位想要反叛的貴族建立聯繫，事後證明貴族沒有意願或是缺乏能力，無法開啟這個大都會的城門讓他進去。次年春天，備受賞識的部將阿歷克塞被授予愷撒的頭銜，奉命帶領800名騎兵和若干步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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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過赫勒斯滂海峽，執行秘密的遠行任務。他接到的命令是要他盡量接近這座城市，進行探聽和偵察，但是絕不能冒失行動，以免引起危險和狀況不明的交戰。在普羅蓬提斯海到黑海之間相鄰接的地區，有一群吃苦耐勞的農民和罪犯在討生活，他們經常操練各種武器，沒有確切的效忠對象，語言、宗教和眼前利益使他們比較傾向於希臘人。他們被稱為「志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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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投效以後，加上色雷斯的正規部隊和科曼人的協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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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歷克塞的兵力擴大到2.5萬人。志願軍的熱誠積極和阿歷克塞自己的雄心壯志，使得愷撒不再忠實執行主子的命令，相信只要獲得勝利就能贏得國君的寬恕和獎賞。

對於君士坦丁堡的防務空虛和拉丁人的色厲內荏，這些「志願軍」早已看在眼裡，認為目前是出擊和攻取城市的最佳時機。威尼斯殖民區的新總督是一名行動魯莽的年輕人，率領30艘戰船和最精銳的法蘭西騎士啟航，對達弗努西亞進行非常任性的遠征行動，這座城市位於黑海沿岸，相距有40個裡格。剩下一部分的拉丁人失去自衛能力，也不明瞭自己的處境。他們接到的信息是阿歷克塞已渡過赫勒斯滂海峽，由於知道他原來的兵力並不強大，所以並不感到憂慮，對於後來增加的數量，沒有採取審慎的做法進行深入的瞭解。這時志願軍提出意見：

如果他留下主力作為行動的支撐和後援，就可以率領精選的隊伍利用暗夜掩護前進。在城牆最低的位置架雲梯時，他們確定有一名年老的希臘人會帶領他們的同伴從地下通道到達他的家中。他們很快從內部在金門打開一條進出的通路，這樣一來，在拉丁人還未意識到自己的危險處境前，征服者已經進入城市的中心。

經過一番討論以後，愷撒完全聽從志願軍的主張，他們都是可靠、英勇和善戰的士兵，剛才在敘述計劃時，我已經提到他們對計劃的實施和最後的成就。但等到阿歷克塞通過金門的城門口時，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魯莽，不禁急得全身發抖，馬上停下來再三考慮。不顧一切的志願軍催他趕快前進，他們非常明確地表示，現在要是撒手不幹，會遭到全軍覆滅的危險。就在愷撒指揮正規部隊排列陣式時，科曼人向四面散開，警報的號角已經吹響，縱火和搶劫的威脅迫使市民要馬上做出決定。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記起那些本土的統治者，熱那亞商人是他們的新盟友也是威尼斯人的仇敵，城市每個區域都武裝起來，空中迴響起一致的呼叫聲音：「羅馬神聖的皇帝，米凱爾和約翰勝利萬歲!」

他們的死對頭鮑德溫被喊聲驚醒，然而最凶險的情勢也無法鼓舞他的鬥志，讓他拔出劍來保衛這座城市。對他而言，即使主動放棄這座城市，也只會感到欣慰而不是遺憾。他從皇宮逃到海邊，正好遠遠看到回航的艦隊，他們遠征達弗努西亞無功而返。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公元1261年7月25日)是無可挽回的命運，拉丁皇帝和顯要的家族全都登上威尼斯的戰船，發航開往埃維亞島，後來又駛向意大利。這群流亡的皇室成員受到教皇和西西里國王的款待，主人的臉上難免流露出藐視和憐憫的神色。從君士坦丁堡淪陷到他逝世，他花了13年時間乞求正統基督教強權國家出兵幫助他登基復位。這種受人白眼的遭遇他在年輕時早已經歷過，最後這次的流亡比起前3次到歐洲宮廷的朝拜，並不見得更為困苦或羞辱。他的兒子菲利普是一個帝國的理想繼承人，菲利普的女兒凱瑟琳嫁給瓦羅瓦的查理，是法蘭西「仁君」菲利普的弟弟，也將繼承權帶走。科特尼家族通過一系列與皇室的聯姻始終名列皇族世系中，直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頭銜過於顯赫，不容與平民的姓氏摻混，才在無聲無息間消失並被人遺忘。


 八、七次十字軍東征產生的結果和對後世的影響

上面已經敘述了拉丁人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的遠征行動，以及幾次意義重大的十字軍東征，我在結束這個主題之前，應該就他們所到過的國家和參與其事的民族，提出主要的結果和產生的影響。法蘭克人的軍隊剛剛撤走，埃及和敘利亞的伊斯蘭世界雖然還保持對他們的回憶，卻已抹除了所有的印象。先知那些虔誠的門徒從來沒有產生過褻瀆的念頭，想要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律或語言。他們在和平與戰爭期間與西部不知名的陌生人來往，原來簡樸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也沒有因而產生絲毫的改變。自視甚高，其實不過是妄自尊大的希臘人則表現得不那麼固執呆板。他們為了光復失去的帝國，盡一切努力傚法敵人的驍勇、紀律和戰術。他們對西方的現代文獻和學術大可以抱著藐視的態度，但是這些文獻和學術所產生的自由精神，卻可能讓他們更多地理解人權問題。他們以法蘭西人為榜樣，建立了一些公眾和私人生活的制度。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通信來往可以傳播拉丁語文的知識，一些先賢的著述和古典的作品終於有幸出現希臘文譯本。但是迫害的行動激起東方人產生民族和宗教的偏見，拉丁人的統治使兩個教會的分離已成定局。

如果我們將十字軍時代歐洲的拉丁人、希臘人和阿拉伯人，就相關的知識、產業和技藝做一番比較，我們那群粗野的祖先就要落到三等民族的地位。至於後來的進步和現在的領先，可以歸功於奮發圖強的性格和積極進取的精神，而那些更為優雅的對手對這方面毫無所悉，以致處在停滯的狀態，甚至產生退化的現象。拉丁人具備的這種特質，應該能使他們從一連串重大事件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世界的光明遠景增長了他們的見識，並使他們與更為開化的東部地區長久保持頻繁的交往。首要的、最明顯的進步是貿易和生產，這方面的技藝出現強烈的誘因，主要是對財富的渴求、出於生活所迫的需求以及慾念或虛榮的滿足。在一群不用頭腦的宗教狂熱分子當中，一個俘虜或朝聖者有時可能會留意到開羅和君士坦丁堡精緻和悠閒的生活。誰要是第一個引進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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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成為許多民族的恩人。要是大家只知享受恩澤而不知感激，歷史倒會不厭其煩地記載，曾經作為奢侈品的絲綢和蔗糖從希臘和埃及傳入意大利。但是拉丁人對智慧的需要在感受和供應方面都比較緩慢，歐洲激起研究和求知的熱情，是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以及受到近期發生的事件的影響。

在十字軍東征時期，他們對於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獻和學術根本視若無睹，一些數學和醫學方面的入門知識可能通過實踐和借助一些圖表被傳播開來。商人和士兵這些龐大的職業基於需要也產生了若干譯者，但是東方的商業並沒有將與他們的語言有關的知識和研究傳入歐洲的學校。如果一種類似的宗教原則駁斥了《古蘭經》的語言形式，就會激起他們的耐性和好奇，想去瞭解《福音書》原文的含意，相同的文法就會使人能理解柏拉圖深邃的思想和荷馬優美的詩句。然而在60年的統治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對於臣民的語言和學術始終不屑一顧，手稿和抄本是本地人士唯一可以享受的財富，不會遭到忌恨或搶奪。西部的大學確實把亞里士多德奉為賢哲之士，但是這個亞里士多德卻來自蠻荒之域。身為拉丁的門徒弟子不去溯本追源，只是從安達盧西亞的猶太人和摩爾人那裡，用謙恭的態度接受訛誤過多和距離遙遠的譯本。

十字軍東征的基本原則是野蠻的宗教狂熱，最重要的成果一如發起的原因。每名朝聖者抱持最大的野心，要獲得希臘和巴勒斯坦的聖徒遺物，將之當成神聖的戰利品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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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遺物前前後後都必然伴隨著一連串的奇跡和顯靈。新興的神話傳說敗壞正統基督教的信仰，原有的運作方式也受到新的迷信行為影響。像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各種僧侶修道會的創辦、恩典和赦罪的濫用以及偶像崇拜最後的發展，全都從聖戰有毒的源泉中湧現出來。拉丁人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被積極進取的精神所攫走，如果說9世紀和10世紀是黑暗的時代，那麼13世紀和14世紀就是荒謬和神話的時代。

羅馬帝國的北方征服者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耕耘肥沃的土地，不知不覺與省民混雜在一起，使得古代的技藝從灰燼中復燃。他們大約在查理曼大帝時代定居下來，能獲得某種程度的秩序和安定。等到一群新的侵略者將他們推翻，蜂擁而至的諾曼人、薩拉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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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匈牙利人又使歐洲西部國家陷入過去混亂和野蠻的狀態。大約在11世紀時，基督教世界的敵人戰敗被逐或是改變信仰，第二次的風暴才慢慢平息。文明的潮汐長期處於低落的狀態，現在開始以穩定和加快的速度流動起來，新生的一代面前是一幅更美好的遠景，充滿著和平的希望和成功的機會。在十字軍東征的200年間，歐洲經濟增長幅度極大，社會發展的速度更為加快。有些哲學家讚揚這些聖戰的有利影響，但是就我的看法，聖戰只會妨害而不是促進歐洲的穩定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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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和勞力葬身東部，要是用來發展自己的國家會產生更大的作用；勤勞和財富累積的資本將充分滿足航運和貿易的需要；拉丁人與東部各地區真誠和友善的交往，不僅會使他們更富有，也會讓他們擁有更高的文化水平。

我從另一方面倒是看到十字軍東征的偶然作用，不是產生實際利益而是消除某些罪惡。大部分歐洲居民是土地的農奴，沒有自由、財產和知識；只有相對而言數量很小的教士和貴族兩個階層，才夠資格稱為市民和人。這種階級壓迫的體系靠著教士的策略和貴族的刀劍來維持。在更為黑暗的時代，神職人員的權威成為有效的解毒劑，他們防止文字的徹底絕滅，安撫野蠻時代的殘暴凶狠，保障貧苦老弱的身家性命，重建文明社會的和平秩序。但那些封建領主的各自為政、掠奪行為和紛爭四起卻乏善可陳，勤奮和改革的希望為軍事體制的貴族政治揮出的鐵拳所擊得粉碎。在摧毀這座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物的主要原因中，十字軍東征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這些花費巨大和危險萬分的遠征行動中，貴族耗盡家產，整個家族經常隨之頹廢。貧窮使他們無法保持自負與傲慢，簽署自由契約打開了奴隸的枷鎖，保證農民能擁有田地，工匠能擁有作坊，社會中人數最多和用處最大的部分能夠逐漸恢復物質和精神上應享有的權利。森林大火燒燬了高大和乾枯的樹木，為地面上形體較小而用處更大的植物提供了日照充分的生長空間。


 九、埃德薩、法蘭西和英格蘭的科特尼家族史(1020—1152A.D.)

科特尼的彼得和他的兩個兒子羅伯特和鮑德溫，成為身登大寶的皇帝，統治君士坦丁堡。這個源遠流長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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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主要的旁支，分別在埃德薩、法蘭西和英格蘭保持皇室的地位。只有英格蘭的家族在這場大變革以後，還繼續延續了800年之久。

貿易能散播財富，而知識能摒棄偏見，在貿易和知識尚未獲得蓬勃的發展之前，家世的特權具備強大的聲勢，大家不得不俯首認同。在每一個時代，日耳曼的法律和習俗都嚴格區分社會的階層，公爵和伯爵享有查理曼大帝的帝國，他們的職位變成可以傳承的產業，每位有采邑的領主可將他的官銜和武力遺贈給子女。即使是最自負的家族，對於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無法追溯祖先的淵源，都認為是必然之事。即使按家譜的記載，他們的先世極為飛黃騰達，但實際卻還是平民出身。他們的歷史學家知道，要想用別號、紋章和可信的記錄來確定任何嫡系的繼承，只能確認公元10世紀以後的家世。從歷史射出的頭幾道光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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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一位法蘭西騎士阿索的高貴和富有：他的貴族身份來自於他那位默默無聞的父親所擁有的階級和頭銜，他的富有資財從他在加提諾瓦地區建立科特尼城堡可以推知，這個地方大約在巴黎的南邊56英里。從休·卡佩的兒子羅伯特統治的時候開始，君王直屬的諸侯當中，科特尼的貴族相當引人注目。

喬斯林是阿索和一位貴夫人的孫兒，成為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英雄人物。姻親關係(他們的母親是親姐妹)使他追隨布魯日的鮑德溫，即另外一位埃德薩伯爵。喬斯林憑著建立的功勳接受面積廣大的采邑和封地，靠著為數眾多的好戰的追隨者可以維持下去。他的表兄弟離開以後，喬斯林被授予埃德薩伯爵的頭銜，控領的疆域跨越幼發拉底河兩岸地區。和平時期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人口的數量獲得拉丁和敘利亞臣民的補充，倉庫裝滿穀物、酒類和食油，城堡裡存放金銀財寶、武器和馬匹。在這場長達30年的聖戰中，他受到命運的擺佈，先是成為征服者，之後又成為俘虜。他最後像軍人一樣死在戰場上，在他參與的最後一場戰爭中，他坐在馬背的舁床上率領軍隊出陣，臨死前望著士兵與土耳其侵略者的戰鬥，這些敵人竟然趁他老朽虛弱大膽入寇。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有相同的名字，作戰驍勇，然而缺乏高度的警覺心，他有時會忘記國君的職責，那就是國家的主權同樣要靠計謀和手段來保有和維持。他沒有確保自己與安條克王子的友誼，就去挑戰土耳其人的敵對行動。在敘利亞的圖爾貝賽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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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於和平和奢華的環境當中，喬斯林二世忽略了在幼發拉底河對岸保護基督徒的邊區。

曾吉是最早的阿塔貝克，趁著喬斯林二世不在國內，包圍並強襲攻破他的都城。埃德薩的防務極其薄弱，只靠著一群膽怯而不忠的東方人進行防衛。法蘭克人收復城池的作戰被大膽的出擊打得潰敗而逃，科特尼的君王在阿勒頗的監獄中了卻餘生。他仍舊留下相當龐大而富饒的世襲產業，但勝利的土耳其人對於弱勢的孤兒寡婦，還是窮追猛打絲毫不肯放鬆。他們獲得數額很高的年金以後，在羞辱的狀況下把防衛的責任轉讓給希臘皇帝，喪失拉丁人征戰所獲最後殘餘的領地。成為寡婦的埃德薩伯爵夫人帶著兩個子女退隱到耶路撒冷。她的女兒阿格尼斯成為國王的妻子，她與阿格尼斯的兒子繼承了王位。她的兒子喬斯林三世接受了總管的職位，這是王國最高的位階，在巴勒斯坦保有新的產業，麾下有50位騎士為他服務。無論是與和平還是與戰爭有關的事務，出現他的名字就是獲得榮譽的保證。最後他還是在耶路撒冷的失陷中銷聲匿跡，兩個女兒分別與法蘭西和日耳曼的貴族結婚以後，科特尼的名號在埃德薩的旁支已經完全絕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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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喬斯林二世統治的地區越過幼發拉底河時，他的兄長米洛依然停留在塞納河附近，維持著祖先遺留的城堡。這位米洛是喬斯林一世的兒子、阿索的曾孫，後來他的城堡為雷納或稱雷吉納德所繼承。他有3個兒子，以雷納最為年輕。最古老家族的編年史中必定很少提到才德方面的事項，在一個非常久遠的年代，他們自豪於掠奪和暴力的行為，無論如何，只有在勇氣和權力方面據有優勢才能犯罪。科特尼的雷吉納德在商人已經交齊了他所要求的關稅後，依然在桑斯和奧爾良洗劫並囚禁了他們，後代子孫可能會為祖先公開當強盜感到羞愧。他認為這些罪行是光宗耀祖的事，大膽的罪犯拒不聽從歸還商人和錢財的命令，直到香檳的攝政和伯爵準備率領軍隊前去清剿。1雷吉納德將產業傳給他的長女，將這個女兒許配給國王「胖子」路易的第7個兒子，他們的婚姻以瓜瓞綿綿著稱於世。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小兵能夠高攀皇家的門第，法蘭西的彼得和科特尼的伊麗莎白的後裔，樂於享用高貴家世的頭銜和地位，但是這些合法的權利長久以來受到忽略，最後還被否認。第2個旁支遭到羞辱是出於下面幾點原因：

其一，在所有現存的世家中，年代最為古老、名聲最為顯赫的要數法蘭西皇室，佔據寶座的時間已超過800年，從公元9世紀的中葉起男性世系就一直綿延不絕，而在十字軍的時代，法蘭西王室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同樣受到尊敬。但是從休·卡佩到彼得的婚事，5個王朝或世代轉瞬而過，古老的頭銜已有朝不保夕的現象，要想像祖先那樣永保富貴，每一代的長子都要早做籌謀。法蘭西的貴族對於皇家嫡系的旁支世家，長久以來都保持著優勢。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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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世紀時，世襲的榮耀已經分散，即使是血脈最遠的候選人都在競爭繼承的權利，就是具備皇家血統也不保證可以獲得。

其二，科特尼的貴族自認有很高的地位，在世人眼中也是如此，他們將義務強加在國王的兒子身上，要求他娶他們的女兒為妻，所有的後裔都要使用她的姓氏和紋章。一個女繼承人與位階較低或同階的人員結婚時，通常需要也會同意交換姓氏和紋章，但是隨著他們皇室血統的不斷延續，到「胖子」路易的兒子時，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記不清母系的祖先。新一代的科特尼家族就會喪失家世所帶來的地位，他們出於利益的動機，極力放棄這一家世。

其三，恥辱總比獎賞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剎那的光亮後緊跟著就是長久的黑暗。我在前面提過法蘭西的彼得和伊麗莎白的婚事，所生的長子科特尼的彼得娶了法蘭德斯伯爵的妹妹為妻，曾有兩任法蘭德斯伯爵成為了最早的君士坦丁堡皇帝。彼得很倉促地接受羅馬尼亞貴族的推舉，他的兩個兒子羅伯特和鮑德溫，陸續保有和喪失在東部僅有的拉丁帝國。鮑德溫二世的孫女再度使她的血胤與法蘭西和瓦羅亞的血胤混合起來。為了維持困難重重而又為時短暫的統治，世襲的產業不是被質押就是被變賣，君士坦丁堡的末代皇帝靠著羅馬和那不勒斯每年的接濟維生。

年長的兄弟在浪漫的冒險行動中耗盡了他們的財富，科特尼家族的城堡落在平民身份的主人手裡，旁支世系的後裔使用收養的姓氏變得更為興旺。可是耀眼的家世被貧窮和時間掩蓋得黯淡無光，法蘭西司膳長羅伯特逝世以後，子女從君王的後裔變為貴族的身份，後續的世代只能算是一般的上流階層而已。在坦雷和香檳尼爾的鄉村領主中，已經見不到休·卡佩的後代子孫。有進取精神的子弟投效軍旅，也不失為良好的出路，那些不夠積極或財產更少的族人淪落為農夫，就像在德勒這一支的堂兄弟一樣。這些皇家的貴胄在400年的黑暗時代，更為潦倒失意而且每況愈下，他們的宗譜不再出現在王國的編年史中，需要負責紋章的官員和譜系學家費很大工夫才能找出來。

16世紀末葉，隨著一個幾乎和他們同樣悠久的家族的登極，科特尼家族高貴的精神再度復甦，他們的貴族身份和地位遭到質疑，激起他們鄭重宣告自己具有皇族的血統。他們向亨利四世提出申訴，請求他主持正義和給予同情，從意大利和日耳曼的20位律師那兒獲得有利的理由，用謙遜的態度將自己看作大衛王的後裔，他們的特權沒有因時光的流逝或木匠的職業而受到損害。可是大家對於合法的權利要求不是裝聾作啞就是吹毛求疵。波旁王朝的國王用瓦羅亞的疏忽作為辯白之辭，目前這位君主的血統更為高貴，否認與卑微的家族有聯姻的關係。議會沒有拒絕他們提出的證詞，用武斷的差別待遇擦去非常危險的先例，確定聖路易是皇家血胤最早的始祖。他們多次提出申訴和抗議，世人始終置之不理。直到18世紀，家族最後一位男性繼承人死亡，才結束了幾百年毫無希望的追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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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為良知血性的德行感到自傲，對於痛苦和渴望的境遇能產生緩和的作用。他們嚴詞拒絕財富和恩寵的誘惑，瀕臨滅亡的科特尼貴族甚至會犧牲自己的兒子，要是這位年輕人為了塵世的利益，竟敢放棄有法蘭西血統的合法君王應有的權力和頭銜。

根據福特大修道院古老的登記資料，德文郡的科特尼家族的先世是弗洛魯斯王子，是彼得的第二個兒子，也是「胖子」路易的外孫。我們的古文物學家康登和達格達勒，對於僧侶出於感激或被收買而發出的虛構之詞，抱著極為尊敬的態度。但是這很明顯在事實和時間兩方面都有矛盾之處，這個家族有強烈的理性和自尊心，現在已經拒絕接受這個出於想像的始祖。真摯的歷史學家相信，科特尼的雷吉納德將他的女兒許配給國王的兒子以後，放棄了在法蘭西的全部領地和財產，從英格蘭的國君那裡獲得第二任妻子和新的繼承權。可以確定一件事，那就是亨利二世在軍營和軍議中表彰過一個名叫雷吉納德的貴族，他家族聲名顯赫且軍功卓著，應該是來自法蘭西的科特尼這個家族。封建的領主可以運用監護權，以一位高貴的女繼承人的婚姻和產業來酬庸他的家臣。

科特尼的雷吉納德在德文郡獲得了相當大的一份產業，他的後裔居留在那裡有6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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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吉納德的妻子哈維絲，從諾曼貴族布裡歐尼斯的鮑德溫那裡繼承奧克漢普頓的爵位，屬下有93個騎士為他提供服務，而鮑德溫是由「征服者威廉」授予爵位。同時一位女性有權要求擔任男性的職務，像是世襲郡長或名譽郡長，或是埃克塞特皇家城堡的警衛隊長。他們的兒子羅伯特娶了德文伯爵的姐妹為妻。過了一個世紀以後，裡弗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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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無人繼承的狀況下，由羅伯特的曾孫休伊二世繼承這個頭銜，仍舊被視為地區性的封號。在這220年間，科特尼家族出現過12個德文伯爵，真是風光一時。他們成為王國貴族之首，直到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之後，他們才將英格蘭議會的首席讓位給阿倫得爾的采邑。他們與最高貴的家庭聯姻，像是韋雷斯、德斯潘塞、聖約翰、塔波特、波漢，甚至是金雀花王朝的君王。在與蘭開斯特的約翰抗爭期間，倫敦主教和以後的坎特伯雷總主教都是科特尼家族的成員，他們可能被指控犯了褻瀆的背信罪，對於親戚所具有的實力和數量做不實的陳述。

和平時期的德文伯爵居住在數量極多的西部城堡和莊園中，大宗款項的歲入用於宗教的奉獻和慇勤的接待。從愛德華墓誌銘上的稱呼可以知道，他的不幸在於盲目不知世事，他的德行使他成為一名和善的伯爵。這種道德的格言確實有益世道人心，但是會被毫不考量後果的慷慨所濫用。他和妻子梅布爾帶著感激的心情，慶祝結婚55年共同過著幸福的生活，可以從善良伯爵的墓碑上讀到：

施者有之

用者得之

留者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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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這一方面來說，他們花費的錢財遠超過他們的禮物和日常用度。父親對於繼承人的關心，不亞於對窮人。從他們支付財產轉讓和依法佔有的總額，可以證明擁有的財富極其龐大，他們的後代直到13和14世紀還保有相當地產。英格蘭的科特尼家族在戰時善盡騎士的職責，建立的功績值得接受這方面的榮譽。他們經常受到任命負責徵召和指揮德文郡和康瓦爾的民兵；伴隨最高位階的領主前往蘇格蘭的邊境；在國外的服役要按規定維持80名全副武裝的人員和同樣數目的弓箭手，無論是在海洋還是陸地，他們都在愛德華和亨利的旗幟下戰鬥，他們的名聲在戰地、比武場和嘉德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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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名單之中，都顯得非常突出。3個兄弟享有黑王子在西班牙的勝利。轉瞬之間過了6個世代，英國的科特尼家族已學會藐視他們起源的國家和民族。德文伯爵在薔薇戰爭中追隨蘭開斯特皇室，3個兄弟相繼死在戰場或斷頭台上。

亨利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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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他們的職位和產業，愛德華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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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兒嫁給科特尼家族的成員，並沒有貶低公主的身價。他們的兒子被封為埃克塞特侯爵，受到表兄亨利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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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用。他在金衣營地的馬上與法蘭西國君比武，折斷了長矛。但亨利的寵愛是失勢的前奏，受到罷黜等於發出處死的信號，在猜忌暴君的犧牲者當中，埃克塞特侯爵的地位高貴而且清白無辜。他的兒子愛德華活著時是倫敦塔的囚犯，在帕杜阿的流放生涯中過世。他忽視了瑪麗女王暗中的愛意，或許是他對伊麗莎白公主有情，這位英俊的年輕人經歷的故事，散發出浪漫的色彩。他的4位姑母結婚後，將剩餘的世襲產業轉移到陌生的家族。他個人的榮譽和地位彷彿已經被合法撤銷，直到後續君王即位後才用特許狀的方式予以恢復。

首任德文伯爵休伊的嫡系後裔仍有倖存的子孫，科特尼還有一個較年輕的分支安置在波德漢姆城堡，從愛德華三世統治開始到現在已經過了400年。他們的產業因愛爾蘭土地的改良和補助而得到增長，最近恢復貴族的身份和地位。然而科特尼家族的成員仍舊記得甚為哀怨的箴言，明確宣告這個古老世家的清白無辜，為面臨的衰亡命運而哀悼。就在他們為過去的豐功偉業歎息時，對於能感受到的目前的祝福毫無疑惑之心。在科特尼家族編年史漫長的記述當中，最光輝的年代同樣是最不幸的時刻。不列顛一位生活富裕的貴族，根本不會嫉妒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地位尊貴的皇帝竟然在歐洲各地漂泊，懇求施捨來支持他們的地位和保護他們的首都。


 第六十二章 尼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皇帝 帕拉羅古斯繼位為帝 與教皇和拉丁教會的結盟以失敗收場 設計反叛行動對付安茹的查理 西西里的叛變加泰蘭人在亞細亞和希臘的戰事 雅典的革命及當前的情況(1204—1456 A.D.)


 一、希臘帝國在尼斯流亡政權的積極作為(1204—1259A.D.)

希臘人喪失君士坦丁堡，激起為時短暫的中興氣象。君王和貴族從宮殿被趕進原野，沒落的帝國已成殘破不堪的碎片，被精力最旺盛或手段最高明的接位者緊抓不放。從拜占庭編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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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冗長而乏味的文卷中，評述狄奧多爾·拉斯卡裡斯(1204—1222 A.D.)和約翰·杜卡斯·瓦塔西斯(1222—1255 A.D.)這兩位人物，可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他們重新打起羅馬人的旗幟在比提尼亞的尼斯上空招展。雖然他們具有不同的美德，所幸都能適合當時極為惡劣的環境。拉斯卡裡斯在流亡的初期經過奮鬥以後，只能控有3座城市和2000名士兵，他的統治正處於孤注一擲的絕望關頭，每一次的軍事行動都是在拿生命和皇冠來賭運氣。位於赫勒斯滂海峽和米安得河當面的兩個敵人，為他的用兵神速感到驚奇，為他的大膽進擊飽受頓挫。經過18年戰無不勝的統治，尼斯公國的開疆闢土已經具備帝國的規模。寶座的繼承人是他的女婿瓦塔西斯，建立更為堅實的基礎，從各方面來說都能夠掌握更為豐富的資源。瓦塔西斯基於個人的習性和利益的考量，為了達成雄心壯志，在涉險之前仔細計算，抓住最有利的時機，確保能夠勝利。

在拉丁帝國的衰亡過程中，我已經簡約提到希臘人的復國行動。這位征服者用審慎的態度，採取逐步進逼的策略，在33年的統治期間，從國內和國外的篡奪者手裡解救行省，直到從四面八方對都城形成包圍之勢，無枝無葉的腐朽樹幹在利斧一擊之下應聲倒地。他的勵精圖治和內政修明更值得我們注意和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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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的災禍使得希臘的居民和資產數量都銳減，農業生產的技術和工具蕩然無存，大部分肥沃的田地都已荒廢，不是缺乏照料就是人煙稀少。皇帝為著國家的利益，下達命令要佔有或改進這些無主的產業。他用權力之手和警覺的眼光，供應農耕方面的需要，配以講究技巧的管理方式，比一個私有的農莊主人更為勤奮，皇家的田地成為亞洲的花園和糧倉。統治者不必殺雞取卵壓搾人民，就可以獲得來源清白和創造財富的基金。按照土壤的自然性質，他的田地上種植著穀物和葡萄，牧場有成群的牛馬和各種其他牲口。瓦塔西斯送給皇后一頂鑲滿鑽石和珍珠的皇冠，這時他帶著笑容說道，貴重的飾物來自賣出雞蛋所得的款項，他的農場裡有不計其數的家禽。皇家田莊的物產用來維持皇宮和醫院，這種需求可以滿足個人尊嚴，作為施惠臣民之用：從這方面所獲得的教訓遠比僅知收稅更為有用，恢復耕種如同在古代那樣具有保證安全和維持榮譽的功能，教導貴族可以從自己的產業當中找到穩定自主的歲入來源，而不是靠著壓迫民眾和取悅宮廷(通常這是同一回事)來裝點已成赤貧的門面。

土耳其人很樂於購買多餘的穀物和牲口，瓦塔西斯與他們保持緊密和誠摯的聯盟關係。然而他並不鼓勵進口國外的產品，如東部極為昂貴的絲綢，還有精細費工的意大利織機。他經常這麼說：「自然和生存的需要不可或缺，但是對人民習性的影響存於君王一念之間。」因而他用簡樸的生活和勤奮的工作來起到言傳身教的作用，最關心的是青年的教育和學術的恢復。他很誠摯地公開宣佈，人類社會以君王和哲學家這兩種人物最為卓越，雖然沒有決定何者為最。他頭一位妻子是狄奧多爾·拉斯卡裡斯的女兒艾琳，不僅為國家建立功勳，而且個性溫和善良，具備安格利家族和科穆寧家族的血胤，能夠傳接帝國的繼承權力。

瓦塔西斯在艾琳過世以後與安妮或稱君士坦斯締結婚約，她是腓特烈二世的非婚生女兒，新娘還未到青春期的年齡。陪嫁的隨從行列中有一名意大利少女，皇帝與她發生關係，多情的弱點竟然使他將合法皇后的地位授予侍妾，雖然還沒有到加上頭銜的地步。這種品德的缺失被僧侶譴責為十惡不赦的罪孽，他們那種粗魯不文的抨擊，更顯得皇家情人有十足的耐性。在一個通情達理的時代，只要皇帝大節不虧，人們就可以原諒這種微行。當代人士對重建帝國的奠基者充滿感激之情，無論是對這種過失還是拉斯卡裡斯更為放肆的激情，經過判斷以後，世人都將之視為無傷大雅之事。拉丁人的奴隸不受法律的保護，也得不到和平，他們為同胞恢復民族的自由和過著幸福的生活而歡呼。瓦塔西斯推行深受讚許的政策，也就是說服無論在哪個主權統治下的希臘人，要他們為了個人的利益登記成為他的臣民。

從約翰·瓦塔西斯和他的兒子狄奧多爾(1255—1259 A.D.)身上，可以看到非常明顯趨向墮落的徵候。創建者要承受皇家冠冕所帶來的重負，繼承人卻只需要享受紫袍加身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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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狄奧多爾的個性並不欠缺活力，他在父親創辦的學校接受教育，參加戰爭和狩獵的操演和磨煉。君士坦丁堡仍舊未被攻佔，但在他短暫的3年統治期間，曾經3次率領軍隊深入保加利亞的腹地。他的德行為暴躁的脾氣和猜疑的性格所玷污：暴躁固然可以歸於缺乏自制的能力；猜疑卻是一種陰暗和邪惡的觀念，可能從人類腐敗的天性中自然浮現。在向保加利亞進軍途中，他召集主要的大臣和將領詢商政策的相關問題，希臘行政首長喬治·阿克洛波利塔憑著良心提出很誠懇的意見，在言語上對他有所冒犯。皇帝已經將彎刀抽出一半，但是他斟酌後，決定使阿克洛波利塔受到更為羞辱的懲處以平息他的怒氣。帝國首席行政官員受命下馬，被剝去官服，當著君主和軍隊的面前趴在地上，就用這種姿勢被兩名衛士或行刑手用棍棒痛打一頓。等到狄奧多爾下令停止用刑時，這位大臣已經無法站起來，只能爬回自己的帳篷。經過幾天的休養以後，一道專橫的命令要他參加會議，從此希臘人為了保全官位和免於羞辱，會議安靜得連針掉下地都可聽見。

我們從受害者自己的記述中才知道他受辱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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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殘酷為患病的劇痛所引起，愈是接近生命的盡頭，愈是懷疑被人下毒或施以魔法。每次他的情緒衝動發作以後，總是有親戚或貴族遭殃，不是喪失性命和財產，就是被剜去眼珠或被砍掉四肢。就在他過世之前，瓦塔西斯的兒子完全夠資格被人民稱為暴君，起碼宮廷的官員會有這種看法。他出於一種喜怒無常的心態，要把帕拉羅古斯家族一位貴夫人的女兒，許配給地位低賤而又卑劣的平民，遭到拒絕使他勃然大怒，根本不考慮這位貴夫人的年齡和出身，就把她的身體從脖子以下與幾隻貓包在一個大袋子裡，再用針去刺那些寵物，激起它們狂暴的獸性去對付這位不幸的婦女。皇帝在生命最後的時刻，公開宣佈他的意願是要寬恕別人和得到寬恕。真正讓他焦慮的是約翰的命運，那位只有8歲的兒子和繼承人，在漫長的未成年期間要遭到難以預測的危險。

他最後的選擇是將監護人的職責托付給神聖的阿爾塞尼烏斯教長和勇敢的內衛統領穆扎隆，然而在受到皇室的重用和引起公眾的痛恨這兩方面，穆扎隆同樣知名於世。自從他們與拉丁人建立聯繫以後，世襲階級的名號和特權巧妙地滲透進希臘君主國。擢升一名毫無價值的寵臣激起貴族家庭的憤憤不平，就把皇帝最後統治階段的過失和災難，全都歸咎於受到他的影響。皇帝過世以後舉行第一次會議，穆扎隆在高高的寶座上，就他的言行和意圖宣佈了一份矯揉造作的辯白書。但是大家一致向他提出尊敬和忠誠的保證，使得他不再謙遜反而氣焰高漲。不共戴天的仇敵用「羅馬的守護神和拯救者」大聲向他祝賀，8天的時間足夠他們安排陰謀活動。

皇帝逝世在馬格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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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亞洲城市，位於赫爾姆斯河畔，正在西庇盧斯山的山麓，第九天在主座教堂舉行莊嚴的葬禮。一隊叛變的衛士打斷了神聖的儀式，穆扎隆和他的兄弟以及追隨者在祭壇前面遭到屠殺。沒有出席的教長與一位新的共治者聯合起來，米凱爾·帕拉羅古斯無論就家世還是功績來看都是希臘最顯赫的貴族。


 二、帕拉羅古斯的稱帝與君士坦丁堡的光復(1260—1261A.D.)

任何人要是為他們的祖先感到驕傲，絕大部分都滿足於地區或家族的名聲，僅有少數家族在國家的編年史上出現值得懷念的事跡。早在11世紀中葉，帕拉羅古斯這個高貴的家族在拜占庭的歷史中，始終保持高高在上的位階。英勇無比的喬治·帕拉羅古斯將科穆寧家族的鼻祖推上寶座，他的親戚或後裔在每個世代，都領導著國家的軍隊或是主持政府的會議，身登大寶的君王與他們的聯姻也不會辱沒身份。要是嚴格遵守繼承法和女性繼承的規定，狄奧多爾·拉斯卡裡斯的妻子必須為她的姐姐讓步，也就是米凱爾·帕拉羅古斯的母親，後來他還是將家族推上君士坦丁堡的寶座。但是就米凱爾·帕拉羅古斯個人而言，軍人和政治的功績使耀目的家世更為尊貴無比。他在年輕時已經被擢升為司令，負責指揮法蘭西傭兵部隊，私人的費用每天不超過3枚金幣，但是他不僅貪得無厭而且揮金如土。他在接談和待客時都會加倍送出禮物，獲得軍隊和人民的愛戴，引起宮廷對他的猜忌。

米凱爾和他的朋友因為行事不夠審慎，3次陷入殺身之禍，但終能化險為夷。

其一，在瓦塔西斯極其公正的統治之下，兩位官員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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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位指控他的同事對帕拉羅古斯家族的繼承權利有包庇的行為，這樁案件按照拉丁人新的審判程序，裁決要用個人格鬥作為定罪的依據。被告在馬上比武，被打翻在地，他堅持宣稱自己有罪，說自己當眾吐露這番草率或背信的言辭時，並沒有獲得他的當事人認可，也沒有讓他知曉。然而傭兵司令的清白受到質疑，惡意的流言始終緊纏不放。菲拉德菲亞的總主教是一位狡猾的廷臣，勸他接受烈火判罪法來聽取上帝的裁定。
[293]

 在審判前3天，他的手臂上用一個布袋包住，上面蓋著皇家的印璽。他應按規定，將燒紅的鐵球用手從祭壇帶到內殿的護欄，一共要重複3次，不能搗鬼也不能被灼傷。帕拉羅古斯用高明的見識和詼諧的語調，避開這極為危險的考驗。他說道：

我是個軍人，可以毫無所懼地跟原告進入比武場。身為俗家子弟，像我這樣的罪人，不可能得到奇跡的賞賜。你是最神聖的教職人員，憑著虔誠的信心可以得到上天的恩寵，我要從你的手裡接受這個熾熱的球體，來證明我清白無辜。

總主教大驚失色，皇帝面露微笑，米凱爾獲得赦免和諒解，重新恢復酬庸和職位。

其二，他在後續的統治時代負責尼斯的政務，有次在暗中得到通知，說是離城的君主聽取讒言，心中產生猜忌要對他下毒手，他的下場不是被殺就是被剜去眼珠成為盲人。不等狄奧多爾回來宣佈判決，傭兵司令帶著一些追隨人員逃離城市和帝國。雖然他被沙漠的土庫曼人搶劫，但還是在蘇丹的宮廷獲得友善的庇護。處於放逐的曖昧狀況之下，米凱爾為了表達自己的感恩和忠誠，承擔起責任，拔刀協助蘇丹對付韃靼人；警告在羅馬邊境的守備部隊；發揮影響力促進雙方恢復和平，他應得到寬恕並被召回，這一條很光榮地被列舉在條約裡。

其三，當米凱爾在西部守備對抗伊庇魯斯藩王時，再度受到皇宮的猜疑和定罪，這次他表現出忠誠示弱的態度，自願戴上腳鐐手銬，從都拉斯出發，跨越600英里被押解到達尼斯。信差的慇勤能夠減輕他的羞辱感，皇帝病重解除了他所面臨的危險。狄奧多爾在彌留之際，終於認清了帕拉羅古斯的無辜和實力，把年幼的兒子托付給他。

然而他的無辜根本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他的實力倒是可以讓他在旁虎視眈眈，現在他失去了忌憚的對象，終於可以施展內心的宏圖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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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奧多爾亡故後召開的會議中，他第一個向穆扎隆宣佈效忠的誓言，也是第一個違反誓言。他的行為相當高明，手法極富技巧，可以獲得最大的既得利益，使接著發生的屠殺事件不會觸犯法網或引起譴責。為了推舉一位攝政，他激化候選人的利害關係以及緊張情緒，使之形成勢均力敵的局面，轉移大家對他的猜忌和恨意，使得競爭者相互鬥個你死我活，迫得他們承認除了他們自身以外，帕拉羅古斯最具備出任攝政的資格。他被授予大公爵的頭銜，在皇帝漫長的未成年階段，掌握政府的實際權力；而教長則僅僅擁有德高望重的虛名。他憑著自己的才能建立優勢地位，可以利誘或壓制相互傾軋的貴族。

瓦塔西斯勤儉的成果被安置於赫爾姆斯河岸一座守備森嚴的城堡，忠誠的瓦蘭吉亞人負責保護看管，傭兵司令還擁有著對外國部隊的指揮權或影響力，他運用衛隊保護和支配國家的金庫，這樣會造成衛隊的腐化。不管公眾的財富如何被濫用，都不會懷疑到他的貪婪。他派出密使和暗探努力說服各階層的臣民，只要他能夠建立權威的地位，大家的財富也會隨之水漲船高。重稅的負擔使得民怨沸騰，現在暫時停止徵收。他禁止在法庭使用神斷法和決鬥審判，這些野蠻的制度在法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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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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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遭到廢止或取消。訴諸刀劍不僅觸犯文明社會的理性和良知，同時也違背一個不善黷武好戰民族的習俗。資深老兵都感激他提供的福利，可以在未來維持妻子兒女的生計；教士和哲學家都欽佩他的熱情，促成宗教和學術的發展和進步。他提出含糊其詞的承諾要酬庸有才之士，使得每個職位的候選人都充滿希望。

米凱爾非常清楚教士的影響力，對於具有權勢的教會職位，竭盡全力地掌握投票和選舉的過程。他們從尼斯到馬格尼西亞的行程花費很大，可以提供適當而充分的借口，免得參加的人數太多。居於領導地位的高級教士對他夜間來訪的虔誠感到欣慰，廉正不阿的教長受到新同僚表示敬意的奉承。米凱爾牽著騾子的韁繩引導他進入城鎮，將不斷湧上前來的群眾攔截在尊敬的距離之外。帕拉羅古斯並沒有放棄來自皇家後裔的頭銜，鼓勵大家自由討論民選君主政體的優點。他的黨羽帶著揚揚得意的無禮神色問道：病人難道會信任出了娘胎就會看病的醫生？商人會將船隻交給天生就會航行的船主？乳臭未乾的皇帝以及未成年將要面對的危險，需要一位行事老成和經驗豐富的監護人給予支持，還要擢升一位共治者以超越他的同僚，授予皇家的稱號和特權，免得產生猜忌引起覬覦之心。為了君王和人民的利益，不能考慮個人和家族的立場，大公爵同意保護和教導狄奧多爾的兒子。他在表面上還說要用勤勞的雙手，重新管理世襲的產業，享受無官一身輕的生活，現在只能歎息幸福的日子已經過去。

他首先被授予親王的頭銜和特權，能夠使用紫袍的服飾，在羅馬君主國擁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後來同意正式宣佈約翰四世和米凱爾七世是「共治的皇帝」，被大家用盾牌舉起來。但是約翰擁有生而為帝王的權利，所以保有較高的位階，兩位共治者宣誓要相互保持友善的盟約關係，雙方要是發生決裂的事件，臣民應受效忠誓言的約束，公開宣佈要反對引起事端的侵犯者。侵犯者這種稱呼非常的含糊，只會製造動亂引發內戰。帕拉羅古斯對這些事項都表示同意，但是到舉行加冕典禮的日子，在尼斯的主座教堂裡，他的黨羽用熱情的態度和激烈的言辭提出，憑著年齡和功勳，帕拉羅古斯應該居於更高的地位。為了平息不合時宜的爭執，暫時停止約翰·拉斯卡裡斯的加冕，等待更適當的機會。他的王位難保，只有走在監護人的隨行隊伍裡面，米凱爾七世一個人從教長的手裡接受皇帝的冠冕(1260年1月1日)。阿爾塞尼烏斯處於極為勉強的狀況，對於自己的被監護人無法登基稱帝只能袖手旁觀。瓦蘭吉亞人揮舞戰斧擺出威脅的姿態，嚇得發抖的年輕人被逼做出同意的手勢。在旁邊還可以聽到大聲呼叫的聲音，說不要讓一個小孩的性命妨害到國家的大政方針。心懷感激的帕拉羅古斯把權勢和職位賜給他的朋友，讓大家都能滿載而歸。他把一個親王和兩個「塞巴斯托克拉特」的位階封給族人，授予阿歷克塞·斯特拉提戈普盧斯愷撒的頭銜。久歷戰陣的主將終於不負所托，不久就光復了君士坦丁堡呈獻給希臘皇帝。

帕拉羅古斯統治的第二年，當時他住在西麥拿附近尼菲烏姆的宮殿和花園中，頭一名信差在深夜到達。在細心照應他的妹妹優洛基婭輕輕把他喚醒以後，米凱爾七世獲得極為驚人的消息，然而來人名不見經傳，身份低下，也沒有從勝利的愷撒那裡帶來信函。瓦塔西斯吃了敗仗，帕拉羅古斯最近也沒有獲得成功，很難相信一支800名士兵的分遣部隊，竟然用奇襲的方式一舉奪下了都城(公元1261年7月25日)。可疑的軍使就像人質一樣被看管起來，可能會因誤報遭到處死或是獲得豐盛的賞賜。整個宮廷這時都陷入希望或恐懼的焦慮之中，直到阿歷克塞派出的信差接二連三地到達，帶來確鑿無疑的信息，展示出征服的戰利品，比如篡奪者鮑德溫的佩劍和權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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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靴和軟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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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在匆忙逃走之際遺留下來的。他立即召集主教、元老院議員和貴族舉行盛大的會議，大家也許從來沒有如此欣喜若狂過。在精心推敲的演說中，君士坦丁堡的新統治者祝賀自己的運道和國家的氣數。他說道：

羅馬帝國開疆闢土越過亞得裡亞海，到達底格里斯河和埃塞俄比亞的邊界，已經經歷了非常悠久的歲月。然而等到行省逐漸喪失以後，在前途黯淡和災難不斷的日子裡，首都被西部的蠻族從我們的手中奪走。興旺和繁榮的潮汐從底部再次開始流動，這些都是我們在流亡和放逐中獲得的成果。過去有人問我們羅馬人的國土在哪裡，我們只有帶著羞愧的神色指出地球的美好地區和天國的最後歸宿。上帝的恩惠讓君士坦丁的城市、宗教和帝國最神聖的位置，重新回到我們的懷抱，靠著我們的勇氣和行動獲得最偉大的成就，也是未來勝利的預兆和保證。

君王和人民的情緒激昂，不耐久等，驅逐拉丁人以後不過20天的時間，米凱爾七世便凱旋進入君士坦丁堡(公元1261年8月14日)。金門的城門大開，虔誠的皇帝到達後立即下馬，民眾高舉瑪利亞顯靈的聖像在前面開道，皇帝可能在童貞聖母的指引下進入聖子的殿堂聖索菲亞主座教堂。在深受感動的虔敬和自負的狂喜心情之後，他為荒蕪和殘破的景象而歎息不已：皇宮成為烏煙瘴氣的污穢場所，到處留下法蘭克人酗酒鬧事的痕跡；整個通衢大道全部毀於大火，不然就是在時日的磨蝕下倒塌；無論是神聖還是異教的廟宇，所有的裝飾全被剝除一空，好像拉丁人知道自己即將被驅逐，他們唯一的工作是盡力去搜刮和破壞。對外貿易在混亂和窮困的壓力下已經宣告終止，城市的財富隨著居民的數量日益減少。希臘國君首先關注的事項，是讓貴族恢復祖先所居住的府邸，將拉丁人所佔領的房舍和建地，歸還給提出合法繼承權的家族。但是絕大部分不是後代已經滅絕就是文件完全喪失，無人繼承的財產已移交給領主。

他用慷慨的條件吸引行省的民眾，前來充實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把勇敢的「志願軍」安置在他們用武力所光復的首都。法蘭西貴族和顯要的家庭都隨著他們的皇帝一起撤走，但是忍耐力極強、出身卑賤的拉丁群眾安土重遷，願意留在這個國家，對變換主子漠不關心。謹慎的征服者並沒有關閉比薩、威尼斯和熱那亞人的工廠，反倒是接受他們效忠的宣誓，鼓勵他們勤奮工作，明確律定原有的特權，允許他們在居住的區域受本國官員治外法權的管轄。在這些民族之中，比薩人和威尼斯人在城市保有各自的租界；但熱那亞人的服務和權勢，在這個時候引起希臘人的感激和嫉妒。他們的獨立殖民地首次遷移到色雷斯的赫拉克利亞海港市鎮，很快被召回，安置在具有獨佔所有權的加拉太郊區。他們在這個優勢地點不僅恢復了原來的通商貿易，後來也傷害到拜占庭帝國的威嚴。


 三、約翰·拉斯卡裡斯的被害和兇手的懲處(1261—1314A.D.)

君士坦丁堡的光復像是慶祝帝國新時代的開始，皇帝靠著刀劍獲得權力，再度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加冕典禮。他的受監護人與合法的統治者約翰四世拉斯卡裡斯，無論是姓名還是位階都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但是他與生俱來的權利仍舊存在於人民的內心，皇家青年很快到達成人和施展抱負的年齡。帕拉羅古斯出於畏懼人言或良知良能，克制自己的行為，不願手上沾污皇家的無辜鮮血。但一個篡奪者和身為父母的焦急心態，促使他要確保寶座的安全，就運用現代希臘人熟悉的犯罪行為，雖然這種手法還不夠完美。視覺的喪失會使年輕人沒有能力處理帝國的政事，於是就用紅熱的火盆發出劇烈的強光毀損他的視神經，代替過去用暴力剜去眼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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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拉斯卡裡斯被送到一個遙遠的城堡(1261年12月25日)，餘生在獨居和被人遺忘的狀況下又活了很多年。

犯下如此冷酷無情和計劃周詳罪行的人，要是會產生悔恨之心，看來似乎相互矛盾。就算米凱爾七世能夠相信天國的慈悲，他還是沒有辦法避開人類的譴責和報復，這些都是被他的殘酷和叛逆所激起的。充滿奴性的宮廷被暴虐的行為所壓制，唯一的職責是大聲頌揚或保持沉默。僧侶依仗不可見主子的名義，有直言的權力。一位高級神職人員領導神聖的軍團，他的地位已經超越希望或畏懼的誘惑。阿爾塞尼烏斯辭去教長的職位很短一段時間以後，同意出任君士坦丁堡位階最高的神職，主持恢復教會的機能和各項工作。他有虔誠的信仰和單純的個性，長期為帕拉羅古斯的奸詐手法所欺騙。他之所以願意忍耐和順從，是要安撫篡奪者不要產生衝動的行為，保護年輕君主不會受到傷害。教長聽到這種慘無人道的消息，只有運用宗教的武器，在這種狀況下，迷信使人性和公正的理由更為有力。教長在宗教會議中宣佈將米凱爾七世革出教門的判決，與會的主教為他那熾熱的情緒所鼓舞，雖然他基於審慎的考量，在公開祈禱時還會一再提到米凱爾七世的名字。東部的高級神職人員並不採用古老羅馬極其危險的行為準則，也不敢運用實力將對他的譴責落實執行，像是罷黜或驅逐君王，或是解除臣民對他的效忠宣誓。但是基督徒要是與上帝和教會分離，就會成為令人恐懼的對象，在騷動四起和宗教狂熱的首都，恐懼可以成為兇手的武器，或是煽動人民揭竿起義的火焰。

帕拉羅古斯明瞭他所遭遇的危險，承認他所犯下的罪行，但是抗議對他的判決。行為已經無法彌補，所望的獎品已經到手，他懇求進行嚴苛的懺悔，讓他能獲得從罪人擢升到聖徒的名聲。固執的教長拒絕宣佈任何贖罪的方式或任何赦免的希望，他親自宣佈重大的罪行，一定要讓正義確實得到伸張。米凱爾說道：「難道你要我放棄整個帝國？」他聲稱自己願意交出國家的權力。阿爾塞尼烏斯急著要他履行放棄統治權的誓言，最後知道皇帝根本不願用如此高昂的代價來解決問題，教長非常氣憤，躲進修道院的小室，任憑皇家的罪人跪在門前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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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出教門的危險和羞辱延續了3年之久，事件的影響漸漸平息，米凱爾七世的懺悔行為緩和了民眾的喧囂。阿爾塞尼烏斯的兄弟出面指責教長不近情理的個性，如此剛愎已經背離《福音書》的寬恕之心。皇帝充滿技巧地暗示，要是他仍舊在國內遭到拒絕，他會向羅馬教皇尋求赦免的判決。事實上這種判決很容易在拜占庭教會獲得解決，所收到的效果也會更大。

民間傳播的謠言說阿爾塞尼烏斯涉及謀逆和不忠，在他的聖職任命和教會管理方面，有一些不合規定的措施很容易受到譴責。宗教會議免除他的主教職位，在一隊士兵的警衛下將他運送到普羅蓬提斯海的一座小島上。他在放逐之前帶著悶悶不樂的神情，要求對教會的錢財做一份詳盡的賬目，對於自己的財產只有3枚金幣感到驕傲，那是他抄寫《舊約聖經·詩篇》賺來的收入。他要繼續維護心靈的自由權利，只要一息尚存就還是拒絕赦免皇家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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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延一段時日以後，哈德良堡主教格列高利被調升為君士坦丁堡教長，但是他的權威不足以排除反對意見讓皇帝獲得贖罪。約瑟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僧侶，取代前者接任這個重要的職位。發人深省的場面出現在元老院議員和民眾的面前，謙卑的悔罪者被逐出教會已有6年(1262—1268 A.D.)，這天終於恢復了信徒的領聖體儀式。被囚禁的拉斯卡裡斯得到溫和的照應，更能證明他的悔悟，仁慈的行為給民眾帶來莫大的喜悅。然而阿爾塞尼烏斯的勇氣和人格仍舊活在僧侶和教士的身上，他們結成勢力強大的派系，保持頑固不屈的分裂狀況長達48年之久(1266—1314 A.D.)。

米凱爾七世和他的兒子用善意和尊敬對待他們所顧忌的人物，教會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是要與阿爾塞尼烏斯教派的信徒修好。他們抱著宗教狂熱的信心，提議用神跡的出現來證明案件判決的對錯。他們將兩份上面記載著他們和對方資料的文件，全部丟進熾熱的火盆裡，期望正統教會的真理會受到火焰的尊重而絲毫無損。啊!上帝!這兩份文件都被燒成灰燼，這個無法預知的意外事件讓兩派人馬僅僅維持了一天的和諧，就又恢復一個世代的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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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協定顯示出阿爾塞尼烏斯教派的勝利：教士戒絕40天的教會職責，俗家子弟要進行輕微的悔改或告解。阿爾塞尼烏斯的遺體被保存在聖所，君王和人民尊以過世聖徒的名義，使他們的罪孽獲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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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米凱爾七世的統治和東西兩個教會的聯合(1259—1332A.D.)

帕拉羅古斯犯罪的動機或者借口，是要為家族建立穩固的基業。他急著要確定繼承的權利，就讓長子分享紫袍的榮耀。安德洛尼庫斯之後得到「長者」稱號，在15歲的時候加冕成為羅馬皇帝，在他漫長而羞辱的統治時期，神聖的頭銜有9年是他父親的共治者，另外的50年才是繼承人(公元1273年11月8日—1332年2月13日)。米凱爾本人要是死於平民的身份，那麼他對帝國的貢獻會更有價值。在受到世俗和宗教的敵人攻擊以後，他只能用生命僅剩的時間去努力為自己爭取名聲，或為臣民謀求幸福。他從法蘭克人手裡將多島之海最高貴的一些島嶼奪回來，如萊斯沃斯島、開俄斯島和羅得島；派遣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去控管馬爾瓦西亞和斯巴達；摩裡亞的東邊從阿爾戈斯和那波利到塔恩阿魯斯角，重新為希臘人佔領。基督徒流出的鮮血受到教長疾言厲色的指責，這位無禮的神職人員竟敢因他的畏懼和顧忌，干預君王之間的用兵和交戰。然而當西部的征戰正在進行時，赫勒斯滂海峽對岸的國土卻無人防守，留給土耳其人大肆蹂躪，這證實了一位臨終元老院議員的預言，說君士坦丁堡的光復會使亞洲陷入沉淪的慘境。米凱爾七世的勝利完全是部將的成就，他的劍在皇宮裡生銹。皇帝處理與教皇和那不勒斯國王有關的事務，政治的手段為殘酷和欺詐所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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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拉丁皇帝被人從寶座上面趕下來，很自然地將梵蒂岡視為避難的容身之所。教皇烏爾班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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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流亡的鮑德溫，不僅同情他的不幸，也為他提出辯護之詞。為了對付希臘人的宗教分裂主義，他指使發起十字軍東征，參加人員可以全部獲得赦免；把君士坦丁堡的同盟軍和追隨者全部逐出教會；懇請路易九世要禮遇他的親戚鮑德溫；要求法蘭西和英格蘭的教會將歲入繳納十分之一，作為聖戰所需的費用。狡詐的希臘人看到西方即將引發風暴，派出哀求的使節帶著尊敬的信函，企圖能平息或安撫教皇的敵意。但是教皇暗示要想建立穩固的和平，東方教會必須做好修好和聽命的準備。羅馬教廷不可能為粗俗的詭計所欺騙，米凱爾得到警告，一個兒子只有悔改才會獲得他的父親的寬恕，只有信仰(一個很含糊的字眼)是友誼和聯盟的基礎。經過漫長和有意的耽擱，危險的臨近以及格列高利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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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催促，迫使他要舉行更為正式的談判：他宣稱這樣做是拿偉大的瓦塔西斯做先例。希臘的教士明瞭君王的意圖，對於第一步的修好和尊敬並沒有提高警覺。當他表示要締結條約時，教士費盡力氣向外宣佈，雖然名義上不是，但拉丁人實際上是異端分子，他們用輕視的眼光將拉丁人貶成人類之中最卑鄙污穢的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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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任務是要去說服、收買或恐嚇最孚眾望的神職人員，以獲得每個人的選票，並交互提出信仰的慈善和公眾的福利這些觀點，來獲得大家的支持。神父的經文和法蘭克人的武力，在神學和政治的範疇之內達成平衡。無須批准尼西亞信經增加的條文，最穩健的辦法是教導大家認清兩個對立的見解，即「聖父經由聖子」及「聖父和聖子」兩個不同的程序，可以簡化為安全和正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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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憑借其至高無上的權勢可以輕易地傳播教義，但是很難獲得承認。然而米凱爾向他的僧侶和高級教士表示，他們可以在名義上順從羅馬主教，把他看成首席教長。上訴的權利不會發揮重大的影響，憑著距離的阻隔和審慎的作為就可保障東方教會的自由。他鄭重聲明，寧可犧牲自己的性命和帝國，也不會在正教的信仰和民族的獨立方面做出任何一點讓步，而且這份聲明經過教皇的同意，上面蓋著他的金璽。教長約瑟退到一所修道院，到底是放棄自己的權力還是重登寶座完全視整個事件的發展而定。聯合和聽命的信函上有皇帝、他的兒子安德洛尼庫斯以及35位總主教和都主教的簽名，都已經個別召開宗教會議獲得同意。主教名單上的人數增加了很多，不過在不信者的壓迫之下，很多教區都已消亡。使節團由深受信任的大臣和高級教職人員組成，他們乘船到意大利，在聖彼得的祭壇上奉獻貴重的飾品和罕見的香料，機密的命令要他們無條件順從對方。

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召集500名主教在里昂舉行大公會議，使節團獲得同意前往參加。格列高利流著眼淚擁抱長久迷失、現已悔悟的弟子；他接受使節公開宣讀的誓詞，以兩位皇帝的名義結束分裂的行為；高級教士使用指環和主教冠這些服飾；用拉丁語和希臘語歌頌尼西亞信經，並且加上「暨」這個字眼；教皇對東方和西方的重歸統一感到歡欣，他將統治完整的基督教。拜占庭的代表為了完成虔誠的宗教使命，在教皇的使節陪同下火速回國。教皇並不滿足於「至尊」這個有名無實的頭銜，使節接到的指令是要宣示梵蒂岡的政策，等到瞭解君王和人民的動向以後，使節提出：禁止赦免堅持分裂主張的教士，除非他們簽名發誓棄絕異端和服從教會；要求所有的教堂要運用絕對完美的信條；準備接受一位具有紅衣主教身份的大使以及職責所需的全部權力和地位；通知皇帝獲得羅馬教皇在塵世的保護，現在居有極為優勢的地位。
[309]



教皇的使節發現他們在這個國家沒有一個朋友，這個民族提到「羅馬」和「聯合」這些名詞時，露出極其厭惡的表情。教長約瑟的職位已經被解除，由博學而又溫和的神職人員維庫斯接任。皇帝被同樣的動機催促，也用類似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信念。他懲治持反對意見的臣民，並且認定這是正當的行為，但在私下的談話中，裝出一副痛恨拉丁人的傲慢和譴責他們的改革的樣子，這種雙重偽善的態度也貶低了自己的人格。新舊兩個羅馬聯合投票同意，對於頑固的分裂分子宣佈逐出教門的判決。米凱爾用刀劍來執行教會的懲罰，等到勸說無效以後，他試著使用監禁、流放、鞭笞和肉刑等懲處的方式。一位歷史學家說得好，這是怯懦和勇敢的試金石。兩位希臘人仍舊用藩王的名號統治著伊托利亞、伊庇魯斯和色薩利，他們願意聽命於君士坦丁堡的君主，但是拒絕受到羅馬教皇的管轄和束縛，成功用武力來支持反對的態度。在藩王的保護之下，流亡的僧侶和主教集合起來召開充滿敵意的宗教會議，他們被認為是背教者，用異端之類的可惡名稱予以反駁。特拉布宗的君主抓住機會，竟敢使用久已喪失的皇帝頭銜。就是內格羅邦特、底比斯、雅典和摩裡亞的拉丁人都忘記了改變信仰者所建立的功勞，對於帕拉羅古斯的敵人給予或明或暗的協助，並且加入他們的陣營。皇帝所重用的將領都是同一血統的族人，陸續拋棄或是背叛褻瀆神聖的托付；他的妹妹優洛基婭、一位侄女和兩位堂姐妹在暗中策劃陰謀活動，另外一位侄女瑪麗是保加利亞王后，與埃及的蘇丹進行協商要讓他身敗名裂。這些叛逆的行為在公眾的眼裡被視為最高貴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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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使節所負的任務就是要完成神聖的工作，使東方的信仰與西方統一，帕拉羅古斯非常坦率地陳述他所採用的方法和遭遇的困難。最後他們獲得保證，有罪的信徒不論性別和階級，都要被剝奪榮譽、財產和自由。一份很長的籍沒和懲處名單被列出來，包括很多與皇帝非常親近和寵愛有加的人員。他們被帶到監獄，看見皇家血統的4位王侯被鐵鏈拴在4個角落，在憂傷和憤怒的悲痛中不斷抖動腳鐐，其中有兩位囚犯後來被釋放，一位選擇了順從而另一位則已經逝世；還有兩位同伴非常固執，受到的懲罰是剜去雙眼。就是那些不太反對聯合的希臘人，看到這出極其殘酷而又帶著凶兆的悲劇都深感痛心。宗教迫害者必然為受害人所痛恨，但是他們通常會獲得一些安慰，那就是自認出乎良心的證辭、贏取同黨人員的讚譽以及他們的作為獲得勝利。但是米凱爾的偽善完全是出於政治的動機，這樣一來逼得他痛恨自己的作為，不齒黨羽的舉動，尊敬和羨慕那些反叛的勇士，因為他被那些勇士所憎惡和藐視。當他的暴力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憎惡時，羅馬譴責他的緩慢進度，更加懷疑他的誠摯。最後教皇馬丁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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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從教會的勢力範圍趕出去，這是他費盡力氣想進入的地方，為此打壓持分裂立場的民族也在所不惜。等到暴君剛一逝世，教會的聯合馬上解體(1283 A.D.)，一致同意解除過去的關係，教堂重新保持純潔寧靜，悔罪者得到調停和解。他的兒子安德洛尼庫斯為年輕時期的罪孽和過失而淚流滿面，用虔誠的態度拒絕讓他的父親得到君王和基督徒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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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安茹家族的查理據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1266—1270A.D.)

統治東部帝國的拉丁人處於一窮二白的困境，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和塔樓年久失修倒塌頹廢。米凱爾的政策是要修復和加強守備力量，儲存大量穀類和醃漬食物以確保能忍受長期的圍攻，他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對西方強權的憤怒之情。就這方面而言，西西里的統治者是實力最可畏的強鄰，不過自從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子邁因弗洛伊佔據了這一地區以後，這個國家反而成為了東部帝國的屏障，並沒有帶來任何騷擾。篡奪者雖然是位勇敢而積極的君王，用全部力量保護自己的寶座，但接連幾位教皇都把他看成公敵，將之排除在拉丁人共同的壯舉之外。能夠用來包圍君士坦丁堡的兵力受到攔阻，成為對付羅馬內部敵人的十字軍。復仇女神的獎品是西西里的皇冠，落在贏得勝利的聖路易的弟弟查理頭上。這位安茹和普羅旺斯的查理伯爵，領導法蘭西的騎士從事神聖的遠征。邁因弗洛伊的基督教臣民心懷不滿，迫得他要徵召大批薩拉森人入伍，他的父親將這些伊斯蘭的家庭從西西里遷移到阿普裡亞。這些令人厭惡的援軍，可以說明正統教會英雄那種藐視的神情，他拒絕任何調解的條款。查理說道：「將這個口信帶給諾切拉的蘇丹：上帝和刀劍是我們之間的仲裁人，你可以送我上天堂，或是我把你打下地獄的深淵。」兩軍遭遇，在貝內文托發生激戰(公元1266年2月26日)。雖然我不知道邁因弗洛伊在另一個世界的下場如何，但他在這次血腥的戰役中喪失了朋友、王國和生命。

法蘭西貴族這個好戰的群體很快使得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人滿為患，抱負遠大的首領要從事阿非利加、希臘和巴勒斯坦未來的征戰，這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理由，可以指出他首要的目標是攻佔拜占庭帝國。帕拉羅古斯對自己的實力缺乏信心，一直向仁慈的聖路易控訴查理的野心，後者對於殘暴的弟弟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力。查理的注意力暫時放在國內的康拉丁寇邊行動，康拉丁是土瓦本皇室最後一位繼承人。但這個倒霉的黃口小兒覆滅在實力懸殊的搏鬥之中，執行公開的絞刑，等於向查理的敵手提出警告，他們要為保有自己的首級和權柄而膽戰心驚。聖路易最後一次十字軍在阿非利加的遭遇，使帕拉羅古斯獲得第二次緩刑。利益和責任的雙重動機促使那不勒斯的國王要拿出全部力量，親身蒞臨前去支援神聖的遠征行動。聖路易的死亡使查理卸下沉重的負擔，不必被有德的古羅馬監察官所強求。突尼斯國王自認是西西里王權的屬國和諸侯，法蘭西最勇敢的騎士可以自由投效他的陣營，前去攻擊希臘帝國。條約和婚姻將他和科特尼家族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他的女兒阿特裡斯被許配給鮑德溫皇帝的兒子——繼承人菲利普，獲得一筆600英兩黃金的津貼作為維持家庭生計之用。生性慷慨的鮑德溫只要求保有君士坦丁堡，以及環繞城市在一日行程內的皇家土地，答應將東部其餘的王國和行省分給他的盟友。

正在這個危險的關頭，帕拉羅古斯急著簽署羅馬教皇的信條，懇求他給予保護。教皇在適當的時刻發揮力量，裝出和平天使的模樣，成為所有基督徒屬靈的父親。在他的呼籲之下，查理的長劍留在鞘內不能動武。希臘的使臣在教皇的私人接待室，看到他氣憤填膺，咬著他的象牙權杖，對於拒絕讓他自由使用武力，也不將他的武力視為神聖，表現出深惡痛絕的神色。查理似乎尊敬格列高利十世公正無私的斡旋，但是他對尼古拉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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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傲慢和偏見，在不知不覺間表現出厭惡的態度。尼古拉三世關懷他的親戚烏爾西尼家族，排斥精力最旺盛的勇士為教會效命。拉丁皇帝菲利普、西西里的國王和威尼斯共和國組成敵意強烈的聯盟要對付希臘人，現在發起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新當選的馬丁四世是法蘭西籍教皇，批准這次神聖的復國大業。在整個聯盟行動的運作中，菲利浦提供出師的名義，馬丁發佈破門罪的諭令，威尼斯人派出一支40艘戰船的分遣艦隊。查理極其龐大的兵力包括40位伯爵、1萬名全副武裝的騎士、人數眾多的步兵部隊以及由300艘船隻和運輸船組成的艦隊。指定一個很久以後的日期讓大軍集結在布林迪西的港口，冒著很大的危險派出300位騎士實施先發制人的攻擊，侵入阿爾巴尼亞並圍攻貝爾格萊德的要塞。他們的敗北可以視為君士坦丁堡的勝利，這種虛榮心真是令人感到可笑。但更為精明的米凱爾對他的軍隊不抱希望，而是將希望全部寄托在陰謀詭計上，靠著一個鼠輩暗中進行工作，要把西西里暴君的弓弦嚙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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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希臘皇帝煽動西西里的叛變和查理的敗北(1280—1282A.D.)

土瓦本家族受到判罪宣告的追隨者當中，普洛奇達的約翰在那不勒斯灣中喪失這座同名的小島。他出身貴族，接受高等的教育，流放生涯的困苦靠著行醫得到紓解，過去他在薩勒諾的學院習得這門技藝。運道使他除了生命已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損失，成為叛徒的首要條件就是視性命如糞土。普洛奇達靠著口若懸河的遊說技巧，將理由講得頭頭是道，以掩飾他的真實動機。無論是處理國家事務還是個人的事務，各方人員都被他的言辭打動，認為他在盡力謀求「他們」的利益。查理的新王國因在各方面受到財政和軍事的壓力而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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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的偉大事業和黨徒的無法無天，只會犧牲意大利臣民的生命和產業。他親自前往坐鎮，抑制那不勒斯人的恨意，但是他的副手的統治過於鬆弛，不僅引起西西里人的嫌惡，更讓他們產生輕視的心理。普洛奇達的雄辯使整個島嶼激起追求自由權利的思潮，還特別讓每位貴族瞭解其中的道理，那就是追求個人的利益關鍵在於合力完成共同的事業。他有信心獲得外國援助，連續拜訪希臘皇帝和阿拉貢國王的宮廷。

阿拉貢的彼得國王擁有瓦倫西亞和加泰羅尼亞這些濱海地區。野心勃勃的彼得需要一頂皇冠，他與邁因弗洛伊的姐妹結婚，因此認為自己擁有這項權利，何況康拉丁臨死前有遺言，在絞刑台上把戒指轉交給他，讓他成為繼承人，以報血海深仇。帕拉羅古斯很容易被說服，讓他的敵人的注意力從國外的戰爭轉移到國內的叛亂上。希臘人提供2.5萬英兩黃金的補助經費，很快裝備了一支加泰蘭人的艦隊，打著神聖的旗幟起航前往阿非利加攻擊薩拉森人。約翰這個不知疲倦到處惹是生非的傢伙裝扮成僧侶或乞丐，從君士坦丁堡跑到羅馬，再從西西里趕去薩拉戈薩。查理的仇敵、教皇尼古拉在協約上面蓋上自己的印璽，他的贈與契約把聖彼得的領地從安茹家族轉到阿拉貢王室。雖然涉及的範圍很廣也很容易向外傳播，但大家還是用非常審慎的態度，將秘密保持了兩年之久。彼得堅持原則使每個同謀者都受到影響，他曾經說過：要是左手知道右手的意圖，他就會將它砍掉。深沉而危險的詭計在暗中進行著準備和籌劃，但是問題在於巴勒摩爆發的緊急事件，到底是意外還是預謀那就不得而知了。

復活節的守夜儀式中，毫無敵意的市民隊伍前去參拜沒有圍牆的教堂，一位貴族的少女被法蘭西士兵粗魯地凌辱，強姦犯很快遭到處死。民眾的數量據有優勢而且極為氣憤，要是一開始軍隊就將他們驅散，也不會發生嚴重的後果。陰謀分子抓住這個機會，報復的火焰蔓延到整個島嶼，8000名法蘭西人死於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這個慘案後來獲得「西西里晚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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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稱呼(1282年3月30日)。每座城市都飄揚著爭取自由和教會的旗幟，受到普洛奇達的現身說法或精神感召，叛亂行動風起雲湧地展開。阿拉貢的彼得從阿非利加海岸航向巴勒摩，被當成國王和救星，受到島民的歡迎。

查理對於這個民族的反叛感到驚訝而又困惑，長久以來他們受到他的虐待毫無還手之力。傳來的發生慘劇的消息使他憂傷而痛苦，只聽到他大聲喊道：「啊!上帝!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我謙卑，請應允我至少能從權勢的頂峰逐步下降，不能就這樣筆直地摔下來。」他的艦隊和軍隊停泊在意大利的港口，都是剛從希臘戰爭中被召回的。墨西拿的位置成為報復行動最早發動猛攻的地點，防守力量極為薄弱，毫無希望獲得外國的援軍。市民現在感到後悔，要是獲得保證能夠給予他們全部的赦免和古老的權利，就願意開城投降。然而國君再度燃起傲慢的激情，死命乞求不已的代表團只能獲得一個承諾，把經過挑選的800個叛徒交給他自行處置以後，可以饒恕其餘的人員。絕望的墨西拿人重新激發勇氣和鬥志，阿拉貢的救援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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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的缺乏和卡拉布裡亞海岸秋分季節的風濤，逼得他們的敵手只有退兵。就在這個時候，名聲響亮的加泰蘭水師提督羅傑·德·洛裡亞，率領所向無敵的分遣艦隊橫掃整個海峽。法蘭西的艦隊運輸船的數量遠多於戰船，不是遭到燒燬就是被擊沉。查理受到重創，確保了西西里的獨立和希臘帝國的安全(公元1282年10月2日)。

米凱爾皇帝在逝世前幾天，為敵人的覆滅感到極為欣喜，他對查理既痛恨又尊敬。或許他會同意大眾的看法：如果不是盟國之間配合良好，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很快要服從同一個主子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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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災難的時刻開始，查理的人生陷入一連串的厄運，首都遭到敵人的侮辱，兒子成為俘虜，一直到他進入墳墓，都沒有光復西西里島。經過20年的戰爭，西西里還是脫離了那不勒斯的寶座，最後成為一個獨立王國，落在阿拉貢皇室一個旁支的手裡。


 七、加泰蘭人在希臘帝國的服務和從事的戰爭(1303—1307A.D.)

我想我不至於被控以迷信的罪名，但是這個世界有很多事物，就發生的自然順序而論，有時呈現出讓人一目瞭然的因果關係。頭一位帕拉羅古斯之所以能夠保住他的帝國，原因在於西部的王國陷入叛亂和殺戮之中，然而紛爭的種子孕育出了鐵和血的新世代，對他兒子的帝國發動侵略並帶來危險。我們的債務和稅賦在現代是飲鴆止渴的毒藥，仍舊在腐蝕著和平的胸襟，但是在統治力量衰弱和混亂的中世紀，解散的軍隊所帶來的災害就會動搖國本。傭兵過於怠惰不事生產，過於傲慢不願乞食，他們習慣於搶劫。要是高舉一面旗幟，有個首領，就能夠名正言順。等到統治者不需要他們的服務，或是厭煩於他們的需索無度，就會盡力將這股難以控制的狂流導向鄰近的國家。西西里獲得和平以後，數以千計的熱那亞人和加泰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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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加入安茹或阿拉貢的陣營，在海上或陸地作戰，現在基於相同的習俗和利益，混合起來成為一個民族。他們聽到土耳其人侵略希臘人在亞洲的行省，決定要去分享酬庸和掠奪的成果。西西里國王腓特烈非常大方，願意為他們提供離開的工具。

在長達20年的戰事中，船隻或營地成為他們的家園，當兵是他們唯一的職業，糧食是唯一的家當，奮勇作戰是僅知的優點和長處，就連婦女也養成了與她們的愛人或丈夫一樣極其剽悍的性格。據說加泰蘭人的寬劍在一擊之下，可以將一位騎士連人帶馬斬成兩段，這種傳聞本身就是極具威力的武器。羅傑·德·弗洛爾在他們的首領中名聲最響亮，個人的功績超越阿拉貢傲慢對手的尊貴地位。腓特烈二世宮廷一位日耳曼紳士與布林迪西的少女結婚，他們的嫡子羅傑後來陸續成為聖殿騎士、背教者、海盜，最後則成了地中海家財最多和實力最強的水師提督。他從墨西拿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率領18艘戰船和4艘大船以及8000名亡命之徒。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忠實信守事先簽訂的協定，帶著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心情，接受這批戰力驚人的援軍。皇帝指定一處宮殿作為招待之用，將他的侄女許配給驍勇的外鄉人，羅傑立即成為羅馬尼亞的大公爵和水師提督。經過休息和整備，他將部隊運過普羅蓬提斯海，領導他們勇敢迎擊土耳其人。在兩場血戰中，3萬伊斯蘭信徒被殺，他揮軍前進為菲拉德爾菲亞解圍，獲得「亞洲的救星」的聲名。

但是安寧的生活何其短暫，不幸的行省再度為奴役和毀滅的烏雲所籠罩，過去受到煙熏的居民現在身陷烈焰之中(這是一位希臘歷史學家的說法)。加泰蘭人的友誼比起土耳其人的敵意，帶來的禍害更難令人消受。他們認為救出的生命和財產應歸他們所有，那些從割禮種族手中奪回的少女，不管她們意願如何，全被基督徒的士兵霸佔。他們運用巧取豪奪的手法，強力索取各種罰鍰和日常用品。在馬格尼西亞受到抗拒以後，大公爵竟然圍攻羅馬帝國的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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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些軍紀廢弛和秩序混亂的狀況，他將之歸咎於一支勝利軍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是過分熱情所產生的後果。要是他敢去處罰這些忠誠的追隨者，個人的權勢或生命的安全都會受到威脅。何況這些黨徒在過去一直受到欺騙，說是他們的服務會獲得公正的待遇和契約規定的代價。

安德洛尼庫斯的恐嚇和抱怨之詞，揭露帝國已到一窮二白的地步，蓋上金璽的詔書能邀請到的兵力不過是500名騎兵和1000名步卒。然而對於一大批遷徙到東部的「志願軍」，安德洛尼庫斯自願發給津貼來維持他們的糧餉。這時最勇敢的盟軍對於3個拜占庭金幣的月薪感到滿意，加泰蘭人可以分到1至2英兩的黃金，他們每年的經費每人大約是100英鎊：其中有一個首領很粗略地估計，他在未來建立的功勞可以值30萬克朗。要維持這些花費巨大的傭兵部隊，國庫流出的金額每年不下100萬英鎊。一種嚴苛的稅率強加在農民的穀物收成上面，政府官員的薪資減少三分之一，錢幣的成色非常可恥地變差，純金含量只到二十四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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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皇帝召喚之下，羅傑將一個行省的民眾全部撤離，因為那裡已經沒有可供搶劫的資產和財富。但是他拒絕將部隊分散配置，當他表現出恭敬而誠懇的態度時，他的行為卻不僅沒有受到約束，而且帶有敵意。羅傑很鄭重地對外宣佈，如果皇帝前來進剿，他會走到皇帝前面40步的地方親吻地面，但是等他從趴俯的姿態站起來，他的生命和武力誓為朋友服務。

羅馬尼亞的大公爵願意屈就愷撒的頭銜和服飾，但是他拒絕接受新的建議事項，那就是用穀物和貨幣作為補助金，讓他來治理亞洲的行省，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他的部隊必須減到3000人這一不足為患的數量。懦夫最後的手段就是暗殺，愷撒被騙去拜訪在哈德良堡的皇家居所，當著皇后的面在房間裡被阿蘭人的衛士刺死。這種行為可以算是私人報復，但是為了國家的安寧，羅傑那些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同胞，同樣受到君王或民眾的迫害。大批亡命之徒在喪失首領以後感到極為恐懼，他們升起船帆立即逃走，很快散佈到地中海各處的海岸地區。有一支1500人的老兵部隊，由加泰蘭人或法蘭西人組成，他們佔據赫勒斯滂海峽邊上加利波利堅強的城堡，展示出阿拉貢的旗幟，為了替他們的首領報仇並且證實正義的行為，提議用10名或100名武士進行公平的決鬥。安德洛尼庫斯的兒子和共治者米凱爾皇帝，沒有接受這勇敢的挑戰，決定用數量上的優勢將他們全部殲滅，盡最大努力集結起一支軍隊，共有1.3萬名騎兵和3萬名步卒，普羅蓬提斯海面上佈滿希臘人和熱那亞人的船隻。在海上和陸地的兩場會戰中，陷入絕境負隅頑抗的加泰蘭人，憑著訓練的優勢迎戰並擊敗龐大的敵軍。年輕的皇帝逃回皇宮，只留下實力不足的輕騎兵部隊保護門戶洞開的國土。

勝利恢復了這群亡命之徒的希望，也增加了他們的人數，不同的民族在「大聯隊」這個稱呼和標誌之下混雜在一起。3000名土耳其人改信者逃離服役的皇家部隊，參加這個軍事聯盟組織。加泰蘭人據有加利波利以後，截斷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對外的貿易，同時擴大蹂躪的區域，從赫勒斯滂海峽兩邊一直延伸到歐洲和亞洲的邊界。為了防止他們的接近，拜占庭絕大部分地區都被希臘人放棄，成為一片荒蕪。農人帶著他們的牲口退到城市，成千上萬的牛羊找不到餵養的地方和草料，農人無利可圖下將牛羊在同一天全部宰殺乾淨。安德洛尼庫斯皇帝四次乞求和平，全都遭到嚴詞拒絕。直到缺乏糧食而且頭目發生爭執，加泰蘭人才撤離赫勒斯滂兩岸和首都鄰近地區。等到他們與土耳其人分手以後，「大聯隊」剩餘的人員行軍通過馬其頓和色薩利，要在希臘的腹地尋找一個新的安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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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雅典的墮落和革命以及當前所面臨的狀況(1204—1456A.D.)

希臘被人遺忘幾個世代以後，從拉丁人的武力帶來的不幸中甦醒過來。從最早發起到最後征服君士坦丁堡，一共延續250年之久，眾多暴君爭奪這塊尊貴的土地，古老的城市不再產生自由權利和天才人物，再度沉淪在國外的戰爭和內部的傾軋之中。如果奴役制度比無政府狀態更好，他們就會樂得在土耳其的桎梏中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我並不想追述那些默默無聞和形形色色的王朝在大陸或在島嶼上的崛起和覆滅。但如果我們對雅典的命運還保持沉默，那就是一種非常怪異的忘恩負義，要知道那是世界上最早和最純真的學校，只有在這裡才能使我們獲得知識和歡樂。帝國遭到瓜分時，雅典和底比斯合併成立一個公國，指派給勃艮第出身高貴的武士奧托·德·拉·羅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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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銜是大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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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人非常清楚整個狀況，只有希臘人很愚蠢地以為這個職位是來自君士坦丁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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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托追隨蒙費拉侯爵的陣營。他靠著自己的本領或機運產生的奇跡，獲得這樣廣袤的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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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兒子跟兩位孫子能夠和平地繼承他的寶座，直到這個家族因為女繼承人的婚姻，變成布利恩王室的一個分支。當然，在他們統治下整個民族還是保持原狀。他們的兒子瓦爾特·德·布利恩繼承了雅典公國，獲得一些加泰蘭傭兵的協助，將采邑和領地授給他們，並奪取諸侯或鄰近領主30多個堡壘。但是當他聽到「大聯隊」的接近和野心，趕緊集結一支兵力，有700名騎士、6400名騎兵和8000名步卒，在維奧蒂亞的塞菲蘇斯河畔很勇敢地迎擊來敵。加泰蘭人整個只有3500名騎兵和4000名步卒，但是兵力的劣勢得到策略和陣列的彌補。他們在營地四周引水形成人工的沼澤，公爵和騎士在青蔥的草原上前進，絲毫沒有畏懼之感也毫無戒備。他們的馬匹陷入沼澤，他與大部分的法蘭西騎士都被殺死。他的家庭和整個民族都被驅離，他的兒子也叫瓦爾特·德·布利恩，是雅典虛有其名的公爵、佛羅倫薩的暴君和法蘭西的傭兵司令，在普瓦提埃戰場喪失性命。阿提卡和維奧蒂亞是勝利的加泰蘭人贏得的報酬，他們娶戰死者的寡婦和女兒，「大聯隊」在14年中一直是希臘諸國最感畏懼的對象。黨派的傾軋逼得他們要承認阿拉貢王室的統治權。

在14世紀剩餘的時間裡，雅典始終被西西里國王視為地方政府或是所屬封地。接替法蘭西人和加泰蘭人的是阿卡奧利的第三王朝，這個佛羅倫薩的平民家族在那不勒斯擁有強大的實力，卻在希臘進行統治。雅典被新的建築物裝飾得花團錦簇，成為一個國家的首都，管轄的區域擴展到底比斯、阿爾戈斯、科林斯、德爾斐和部分色薩利。然而這個朝代最後還是被穆罕默德二世摧毀，他勒死最後那位公爵，將公爵的兒子留在後宮接受他們的訓練和宗教。雅典雖然已不復昔日的光榮，但仍舊有8000到1萬名居民，其中約四分之三在宗教和語言上算是希臘人，剩下的都是土耳其人。這些土耳其人在與市民交談時感到輕鬆自在，根本不理會這些希臘人的民族性格是多麼的自傲和莊重。橄欖樹是密涅瓦賜予的禮物，在阿提卡生長得繁密茂盛，海美塔斯山的蜂蜜還是受到大家極度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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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市場蕭條的貿易為外鄉人所壟斷，貧瘠土地的農業生產被放棄給漂泊的瓦拉幾亞人。雅典人仍然以理解力的玄妙和敏銳而知名於世，不過這些特質除了因自由權利顯得更為高貴，因學術研究表現更為文明之外，將墮落到低級和自私的狡詐和機變。有句格言真是一針見血：「感謝讚美上帝，將我們從帖撒洛尼卡的猶太人、內格羅邦特的土耳其人和雅典的希臘人手裡救出來。」

這個工於心計的民族用減輕奴役和加重羞愧的權宜之計，避開土耳其帕夏的暴政迫害。大約在上個世紀的中葉，雅典人找到後宮的黑太監總管或稱諸女領班為保護人。這個埃塞俄比亞奴隸能讓蘇丹言聽計從，親自賞光接受3萬克朗的貢金，蘇丹的部將衛沃德每年能收到的好處也不過五六千。這就是市民的策略，要想趕走或處罰一個暴虐的總督很少會失敗。他們之間金額的差異是由總主教來決定的，這是希臘教會最富有的高級教士職位，可以獲得的歲入有1000英鎊；還有就是由8個長老組成的法庭，分別由城市的8個區選出，他們對支付的金額有裁定的權力。貴族的家庭能夠追溯家譜的年限至多不過300年而已，但是主要的成員可以通過他們嚴肅的舉止加以區別，他們戴著皮毛的帽子，以及「執政」的高貴稱呼。有些人很高興能夠對70種希臘通俗方言進行比較，其中雅典的現代語言可以說是訛誤最多和最粗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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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印象真是給人帶來無邊的黑暗，毫無希望可言。在柏拉圖和德謨斯提尼的家鄉，要想找到閱讀他們著作的讀者，或是一本他們的作品，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雅典人用怠惰和冷漠的步伐，行走在古代光榮的廢墟之中。他們的格調已經墮落，沒有能力去欽佩有蓋世天才的祖先。


 第六十三章 內戰使得希臘帝國殘破不堪 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安德洛尼庫斯三世及約翰·帕拉羅古斯的當政 坎塔庫澤努斯的攝政、反叛、即位及廢立 在佩拉建立熱那亞殖民區 與帝國和君士坦丁堡市府之間的戰事(1261—1391 A.D.)


 一、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當政及迷信的時代(1282—1320A.D.)

在安德洛尼庫斯二世漫長的統治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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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事項是希臘教會的爭執、加泰蘭人的入侵和奧斯曼強權的崛起。他是那個時代知識最為淵博、操守最為廉明的君主，普遍受到臣民的讚揚和欽佩，但是那些德行和學問對個人既無裨益，也無法謀求社會的幸福。他成為最卑賤的迷信行為的奴隸，四周被一群公開或暗中的敵人包圍。比起加泰蘭人或土耳其人的戰事，想像之中地獄的火焰也沒有那樣可怕。在帕拉羅古斯家族的統治之下，選擇教長是國家最重要的事務。希臘教會的領袖都是野心勃勃和宗教狂熱的僧侶，無論是德行的良窳還是學識的高低，都同樣有害於國家且無益於社會。

教長阿塔納修斯的戒律過度嚴苛，激起教士和人民的恨意，他宣佈罪人要嚥下救贖之杯的最後一粒殘渣。還有一個可笑的故事到處流傳，說他懲罰一頭不守清規的驢子，因為它竟敢偷吃修道院菜園裡的萵苣。全面發生的暴動要將他驅離寶座，阿塔納修斯在隱退之前，趁機寫下兩份立場極端的文件：公開發表的誓約用慈善而順從的口吻寫成；私下的附加條款則記錄了最可怕的破門罪咒辭，用來對付讓他蒙受羞辱的始作俑者，要將這些人永遠摒除在神聖的三位一體、天使和聖徒的領聖體儀式之外。最後這份文件封在一個陶罐裡，尊奉他的指示放在聖索菲亞大教堂圓頂的一根樑柱上面，很難有發現和進行報復的希望。

過了4年，有幾名少年架梯子尋鴿巢，找到這個致命的秘密。安德洛尼庫斯感到自己受到破門罪的牽累，就像有一條萬丈深淵出現在他的腳前，隨時有失足的危險，因而心驚膽戰。他立即召集主教，舉辦宗教會議，討論這個重要的問題，大家指責這個暗中安排的破門罪過於草率，但是解鈴還在繫鈴人，那雙手現在被奪去牧杖，遺留的諭令不是世間的權力可以撤銷的。當事人隱約吐露一些懺悔和赦免的證詞，但皇帝還是感覺受到了傷害。他像阿塔納修斯本人一樣熱衷，願意讓他恢復教長的職位，只有他能治癒這些創痛。一個深夜，有位僧侶非常魯莽地敲打皇帝寢宮的大門，宣佈上天的啟示要降下瘟疫、饑饉、洪水和地震。安德洛尼庫斯從床上驚醒，花費整夜的時間用來祈禱，直到他感到地面有輕微的搖動。皇帝步行帶領主教和僧侶前往阿塔納修斯隱居的小室，經過一番阻擋以後，聖徒派出傳話人答應赦免君王的罪孽，同意治理君士坦丁堡的教會。

羞辱無法使他馴服，孤獨讓他更為堅強，羊群還是憎惡這位牧羊人，他的敵人在暗中密謀一種奇特的報復手法，後來被證明非常管用。他們在夜間將教長寶座的腳凳和圍幛偷走，秘密將一幅諷刺畫當作裝飾品放在原位，畫裡的皇帝嘴上裝一副馬勒，阿塔納修斯牽著這匹馴服的牲口來到基督的腳前。這些譭謗的傢伙被查出來以後給予懲處，但是在饒恕他們的性命以後，基督徒的教士帶著慍怒的氣憤神情又退回他的小室。安德洛尼庫斯的眼睛張開片刻，等到教長的繼承人出現後馬上又閉上。

要是這種對教長的處理方式是這50年統治期間最奇特和重要的事件之一，至少我不會怪罪史料的過分簡單，因為這是我從帕契默
[330]

 、坎塔庫澤尼
[331]

 和尼西弗魯斯·格列戈拉斯
[332]

 對開本的巨著中，摘錄出的幾項資料而已，這些史家敘述那個時代冗長而又乏味的事跡。約翰六世坎塔庫澤努斯皇帝的名字和處境可以引起最強烈的好奇心。從安德洛尼庫斯三世反叛到他本人的遜位下台，全部的記載長達40年，可以說就像摩西和愷撒一樣，他把自己描述為這個場面的主角。

不過我們在這本情節動人的作品中，很難找到一位英雄人物或悔罪者應有的誠摯態度。他在最後告別塵世的罪惡和激情，退隱到修道院，然而對於一個野心政客的平生，並沒有懺悔而只是提出辯白。他並沒有揭露人們真正的意見和所扮演的角色，只是顯示出整個事件表面平穩和似是而非的現象，並且用他自己和朋友的誇耀之詞，給予極度的文飾和掩蓋。那就是說他們的動機非常純正，獲得的結果也都合法，所有的密謀和叛變沒有任何牟利的意圖，暴行所帶來的痛苦也受到讚譽，被認為是理性和德行自然產生的效果。


 二、安德洛尼庫斯家族祖孫之間的三次內戰(1320—1325A.D.)

帕拉羅古斯家族在有先例可循以後，年長的安德洛尼庫斯二世與他的兒子米凱爾九世共享紫袍的榮譽。米凱爾從18歲登基到先於其父去世，有25年的時間裡是希臘位居第二的皇帝。
[333]

 他率領軍隊，既不引起敵人的畏懼，也不招惹宮廷的猜忌，謙遜和容忍的個性讓他從來不會去計算父親的年歲。無論兒子為善還是為惡，身為父親都不會為自己的慷慨感到後悔。米凱爾九世的兒子取名為安德洛尼庫斯，因為與祖父的名字相同，所以在幼年非常受寵，隨著年齡增加的才智和英俊，使他更受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寵愛。皇帝帶著老年人常有的虛榮心理，要是兒子這一代讓他感到失望，起碼孫子這一代可以滿足他的要求。他在兒童時就以繼承人和愛孫的身份在皇宮接受教育，在人民的誓約和歡呼中，「神聖的三人」是指父親、兒子和祖父的合稱。

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很早就感受到自己的偉大，很快產生敗壞的觀念，童稚式的想法根本不知什麼是忍耐，眼看前面有雙重的障礙，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阻擋他正在升起的野心。他所渴望獲得的不是個人的名聲和大眾的幸福，在他的眼裡，國君最寶貴的特質是累積財富和免於刑責。他很早就提出不夠審慎的要求，要統治一些富裕和肥沃的島嶼，可以在那裡過獨立和歡樂的生活。他經常酗酒鬧事、擾亂首都的安寧，使得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大為震怒。而且皇帝非常吝嗇，拒絕支付給他足夠的金額，他只能從佩拉的熱那亞高利貸者處獲得，債務的壓力只有發動革命才能清償，這樣反而鞏固了黨派的利益。有位美麗的婦女也是同階層的貴夫人，行為就像妓女，教導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初嘗愛情的滋味。他有理由懷疑夜間的訪客是仇敵，有位陌生人經過街道，被他的衛士用弓箭射穿，是他要這些衛士埋伏在女士的門前。結果被射中的人是他的弟弟曼紐爾王子，受到重傷發出呻吟後很快死亡。

米凱爾皇帝是他們兩人的父親，健康狀況不好，已經重病在身，為一次失去兩個兒子而傷心欲絕，過了8天以後逝世(1320 A.D.)。
[334]

 即使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沒有犯罪的意圖，但是弟弟和父親的死亡，也要歸咎於他的微行所造成的後果。那些思想細密和感覺敏銳的人士會深表歎息，他們發覺他並沒有悲傷和懊惱，反而以能除去兩個可惡的競爭者而暗自歡欣不已。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更增加了安德洛尼庫斯二世身體的不適，年邁皇帝在情感上對他產生疏遠，經過數次譴責沒有產生效果以後，就把希望和鍾愛轉移到另一個孫兒身上。
[335]

 皇帝為了改換繼承人，宣佈要對統治的君王進行新的效忠誓言，用這種方式將他除名。這位眾所周知的長孫經過一再的爭執和抱怨之後，面臨接受公開審判的羞辱下場，很可能被打入地牢或進入修道院的小室。就在宣判之前，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得知狀況有變，皇宮的庭院滿佈孫兒全副武裝的黨羽，一紙調停的協定使審判無疾而終。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成功脫逃，鼓舞新成立的黨派要發揮他們的熱情和銳氣。

然而首都、教士和元老院還是追隨老皇帝本人和他統治的政府。只有在行省的逃亡人員、叛亂分子和外國援軍，帶著不滿現況的情緒和希望，擁護年輕君主的繼位行動，要顛覆老邁皇帝的寶座。皇家內衛統領約翰·坎塔庫澤努斯是整個行動的靈魂人物，從君士坦丁堡衝出來就是其最早的得意之作。如果他用筆把自己描繪成愛國分子，就他對年輕皇帝的服務所表現出的才華和熱誠，帶有敵意的歷史學家也應不吝給予讚譽。君王借口狩獵逃出都城，在哈德良堡豎起他的旗幟，不到幾天的工夫就集結起5萬人馬，無論從權位還是責任來說都不是為了要對付蠻族。這樣龐大的一支兵力可以用來保護或控制帝國，但是他們的商議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行動緩慢產生遲疑不決的心理，整個發展受到陰謀和談判的阻礙。兩位安德洛尼庫斯的爭執時而拖延、時而停頓、時而恢復，長達7年之久(公元1321年4月20日—1328年5月24日)。

在第一次的和平協定中，兩人瓜分了希臘帝國殘留的領土：君士坦丁堡、帖撒洛尼卡以及島嶼留給老皇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年輕人獲得大部分色雷斯的統治權，統治區域從腓力比到拜占庭的邊境。在第二次的協議中，他提出年邁的皇帝要支付糧餉給他的部隊，同時他立即舉行加冕典禮，適當分享國家的權力和財稅。奇襲君士坦丁堡終結了第三次內戰，年邁的皇帝最後隱退到修道院，讓勝利的孫兒單獨統治帝國。整個事件拖延了這麼久的主要原因，完全是出於人物和時代的特性。當君主國的繼承人一開始對他的過失和憂慮提出抗辯時，大家在聽到以後表示同情和讚許。他的擁護者在各方面一再重複前後矛盾的承諾，那就是增加士兵的報酬和減輕人民的負擔。帝國40年的苦難混雜著他的叛亂行為，使正在成長的世代因勞累變得衰弱不堪，他費盡力氣期望統治一個王朝，然而受到重用的人員和施政的方針都是另一個時代的產物。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毫無朝氣和進取的精神，他的統治時期根本得不到人們的尊敬，每年的稅收使歲入高達50萬英鎊，然而基督教世界最富有的統治者，卻無法維持3000名騎兵和20艘戰船，去阻止土耳其人帶來毀滅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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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說道：「我的情況要是與腓力的兒子相比，怎麼會有這樣大的差異。亞歷山大抱怨他的父親沒有留下可供他征服的地方。哎呀!老天!我的爺爺沒有留下可供我喪失的疆域。」但是希臘人很快獲得教訓，內戰不可能平息社會的混亂，受到寵愛的年輕人並非沒落帝國天命所歸的救星。在他第一次被擊退後，他的輕浮善變、內部的爭權奪利以及古老宮廷的傾軋陰謀，使得整個黨派四分五裂。每一個不滿分子都受到引誘，不是逃離就是背叛起義。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極為後悔，整個事件使他勞累不堪，或是受到談判的欺騙。他的人生目標是歡樂而不是權力，只要能夠讓他盡興行獵，維持1000條獵犬、1000頭獵鷹以及1000名獵人，就可以把名聲和抱負拋到九霄雲外。


 三、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的退位及其孫的統治(1328—1341A.D.)

現在讓我們來說明倉促擬定的密謀所帶來的毀滅性禍害，以及這些主角最後遭遇的景況。
[337]

 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的晚年在內部的鬥爭中消耗殆盡，一再引起的戰爭和簽訂的協議，使他的權力和聲譽在慢慢衰退，直到一個決定命運的夜晚，城市和皇宮的門戶全部敞開，已經無法阻擋他的孫兒長驅直入。負責防務的將領對於危險的警告一向帶著藐視的態度，根本不知大難臨頭，把部隊撤下來休息。虛弱的國君遭到拋棄以後只有幾位教士和隨從陪同，在恐懼之中度過無法入眠的長夜。充滿敵意的喊叫很快讓人感到驚恐，向公眾宣佈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三世的頭銜和勝利。年邁的皇帝趴俯在聖母瑪利亞的畫像前面，送出一封乞求的信函，只要征服者饒他性命，願意放棄帝位。孫兒的答覆非常合乎情理而且表現出孝心，在他朋友的一再堅持之下，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唯一的要求是掌握政權。年邁的祖父仍然享有太上皇的稱號和最崇高的地位，居住在規模最宏偉的宮殿中，每年的用度是2.4萬枚金幣，一半由國庫支應，另外一半來自君士坦丁堡的漁業收入。

但是等到他喪失權力以後，很快受到蔑視被人遺忘。皇宮陷入無邊的沉寂之中，只有鄰近的牲口和家禽絲毫不感畏懼，大搖大擺地穿過落寞的庭院。津貼減到1萬枚金幣
[338]

 ，不管對方答應多少，他也只能抱著希望而已。他的視力逐漸喪失，為他的災難帶來更多的痛苦，監禁所受到的限制也日益嚴苛，趁著他的孫兒不在朝中和患病，無情的看守人威脅要立即將他處死，逼他用紫袍去換寺院的服裝和修道的生活(公元1328年5月24日)。「僧人」安東尼看破紅塵的繁華，然而他在冬季還是有粗糙的皮毛衣服御寒。他的悔罪要禁絕飲用酒類，而醫生以患病為理由不讓他喝水，他只有把埃及的清涼果汁作為飲料。前任的皇帝即使想花三四塊錢去滿足這種簡單的需要，也不一定能夠辦得到。要是他期望能借些黃金去幫助朋友，解決他們遭到痛苦不堪的災難，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真是極其可敬。遜位以後過了4年，安德洛尼庫斯二世或安東尼以74歲的高齡，在修道院的小室內逝世(公元1332年2月13日)，最後獲得奉承之辭，說他雖然在世間一事無成，卻能在天堂接受榮譽的冠冕。
[339]



安德洛尼庫斯三世的統治(公元1328年5月24日—1341年6月15日)並不見得比他的祖父更為光榮或者運道更佳。他用盡心血奪取野心勃勃的成果，但能享用的時間何其短暫而滋味又何其苦澀。他登上權勢的頂峰以後，喪失早期僅存的人望，性格的缺陷使得全世界注目。他受到公眾的指責，不得不御駕親征去迎戰土耳其人，他的勇氣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是會戰的敗北和個人的負傷，是亞洲的遠征行動僅能獲得的戰利品，也是奧斯曼君主國能夠穩固建立的保證。文職政府的弊病和陋習已經到達觸目驚心的地步，他對慣例和形式的忽略，以及混淆民族的服裝，令希臘人深感悲痛，認為是帝國淪亡最明顯的徵兆。安德洛尼庫斯三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蒼老得多，年輕時生活不檢點使得他的身體更加容易虛弱，雖然患了一次重病能夠復原，可能是自行的痊癒、醫生的治療或聖母的保佑，但還是在45歲的盛年被死神攫走。

他曾經結過兩次婚，拉丁人在武器和藝術方面的進步，使得拜占庭宮廷在這兩方面無法保持偏見，他的兩個妻子是從日耳曼和意大利的皇室中選出的。頭一位是不倫瑞克公爵的女兒，她的名字在家中被稱作阿格尼斯，到了希臘則被稱為艾琳。她的父親
[340]

 是日耳曼北部貧窮而又落後地區
[341]

 一位處境不佳的領主
[342]

 ，然而能從銀礦獲得相當的歲入。
[343]

 希臘人對他的家世讚譽有加，認為是年代古老和名聲顯赫的條頓貴族。
[344]

 這位沒有生育子女的公主過世以後，安德洛尼庫斯三世娶珍妮為妻，她是薩伏伊伯爵的姐妹。
[345]

 伯爵認為皇帝的求婚比起法蘭西國王要更勝一籌，
[346]

 以他的姐妹享有羅馬皇后的權勢為榮。她的隨從行列包括騎士和貴婦，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重新皈依和加冕大典，使用正教常用的稱呼改名為安妮。婚禮的盛大節慶上舉辦各種活動，希臘人和意大利人用執矛衝刺和馬上比武，表現尚武的精神和作戰的技巧。


 四、約翰五世的繼位和坎塔庫澤努斯的當政(1341—1391A.D.)

薩伏伊的安妮這位皇后的丈夫過世以後，他們的兒子約翰五世帕拉羅古斯成為年僅9歲的皇帝(公元1341年6月15日—1391年)，處於孤兒寡母的狀況，需要有力和可靠的希臘人給予保護。他的父親長久以來就與約翰·坎塔庫澤努斯建立起真誠的友誼，對於君王和臣民都是榮譽的行為。他們在年輕時共同追求歡樂的生活，雙方的家族都是高貴的世家
[347]

 ，過去接受的良好的私家教育，使他獲得身御紫袍的最高獎賞。我們從前面的敘述可以知道，坎塔庫澤努斯將年輕的皇帝從他祖父的權力之下拯救出來，經過6年的內戰以後，這位受到重用的寵臣帶著他凱旋進入君士坦丁堡皇宮。在安德洛尼庫斯三世的統治之下，皇家內衛統領控制著皇帝和帝國。完全依仗坎塔庫澤努斯英勇的行動和指揮的才能，萊斯沃斯島和伊托利亞公國才恢復了古老的忠誠。

坎塔庫澤努斯的敵人全都承認，在搶劫公家財物的強盜當中，只有他個性溫和而又簡樸。他的賬目非常清白和詳盡，完全由自己的家產供應生活所需，可以推斷他的財富來自合法繼承的授予，並不是巧取豪奪的累積。他無須一一登錄錢幣、金銀器具和珠寶的價值，然而，僅是心甘情願送出的禮物就有200個銀瓶，還有更多是被朋友私下藏匿，或者是被敵人奪走的，他所喪失的財富足夠建立一支有70艘戰船的艦隊。他從沒有估算過產業的價值和數量，但是他的穀倉有堆積如山的小麥和大麥，數以千計上軛的牛在耕田種地，要是按照古代用犁作為計算的方式，耕地的面積大約有6.25萬英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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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牧場飼養2500匹母馬、200頭駱駝、300匹騾子、500頭毛驢、5000頭長角牛、5萬頭豬以及7萬隻羊。
[349]

 這在帝國的後期是一份珍貴的記錄，呈現出農村的富足和興旺，這些田地很可能是在色雷斯，不斷發生國外和國內的敵對行動，使這些農村一再面臨荒廢的命運。坎塔庫澤努斯受到的恩寵更盛於他的產業。皇帝在病重時想起過去的親密關係，恨不得馬上除去雙方因地位造成的隔閡，迫著他的朋友接受冠冕和紫袍。皇家內衛統領的德行高潔，用自己的記載證實曾經拒絕這危險的建議，但是安德洛尼庫斯三世在最後的遺囑中，指名要他擔任兒子的監護人和帝國的攝政。

要是攝政發現服從和感恩可以適時獲得回報，或許就會忠心耿耿地鼎助他的受監護人。一支500名士兵組成的衛隊保護人身和皇宮的安全，正式舉行先帝的葬禮，首都安寧無事而且政令推行毫無阻滯，坎塔庫澤努斯在一個月內發出500封信函，通知所有行省皇帝的崩殂和他們應盡的責任。在皇帝未成年時期可以獲得的平靜，被大公爵、水師提督阿波考庫斯打破。為了誇大他那不忠不義的行為，皇家的歷史學家(坎塔庫澤努斯)樂於將之歸罪於自己的不智，因為沒有聽從有識人之明的君王最後的遺言，還是把他擢升到這樣重要的職位。他的個性不僅大膽而且狡猾，到處搶奪錢財，在花用的時候又視為糞土，阿波考庫斯的貪婪和野心輪流佔據上風，具備的才能只能用來毀滅自己的家園。等到他掌控了一支海上部隊和一個難以攻陷的城堡以後，更是平添傲慢的氣焰，戴著效忠和奉承的假面具在暗中陰謀對付他的恩主。

皇后的宮廷充滿脂粉氣，很容易受到賄賂和指使，他教唆薩伏伊的安妮提出主張，依據天理人情都應該由她來保護和教導自己的兒子。母愛的焦慮掩飾權力慾的追求，何況帕拉羅古斯家族的創始者，勸告他的子孫要特別小心，不能讓奸詐的監護人運用先例奪權竊國。教長是阿普裡的約翰，是性格自大而身體衰弱的老人，被一群傲慢的親戚所包圍，他提出安德洛尼庫斯二世一封過時的信件，裡面說到要把君王和人民交給他，用虔誠之心加以照料。前任教長阿爾塞尼烏斯所遭遇的下場，讓他提高警覺要事先預防，而不是事後懲罰篡奪者的罪行。當阿波考庫斯看到拜占庭的教士竟敢如羅馬教皇那樣自認為有權插手政府和世俗的事務，為自己阿諛之言能夠成功感到極為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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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公爵和教長這3個人，無論就地位還是個性而言都有極大的差異，最後還是締結了私下的同盟：恢復元老院極其微弱的權勢，用自由權利的名義去騙取民眾的支持。

這個實力強大的聯盟開始時暗中派刺客對皇室內衛統領下手，後來才發起公開的攻擊。他的特權引起爭議，他的意見被人藐視，他的親友受到迫害。無論是在軍營還是城市，他的安全都備受威脅。他出任公職偶爾缺席，就受到叛逆的指控，教會和政府公開宣佈他是國家的敵人。所有追隨他的人員都要接受正義的制裁、人民的報復和惡魔的凌虐。他那年邁的母親被關進監獄，他為國服務的功勞全部化為灰燼被人遺忘。冤屈和不公逼得他要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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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他過去的行為，坎塔庫澤努斯顯然沒有任何反叛的意圖。要說他清白無辜唯一讓人懷疑之處，在於他用暴烈的抗議使得情勢更為緊張，然而又認為自己的德行極其純潔，可以經得起所有的考驗。就在皇后和教長外表裝出和衷共濟的模樣時，他不斷提出請求同意他引退還鄉，甚至去過寺院的生活。等到他被宣佈為國家的公敵，還抱著熱切的期望投身到年輕皇帝的腳前，引頸就戮死而無怨。後來他還是帶著勉強的心情，聆聽理性的呼聲，為了拯救他的家族和友人，他要負起神聖的責任，拔出佩劍使用皇帝的頭銜，如此才能自救救人。


 五、坎塔庫澤努斯的攝政、反叛、即位和廢立(1341—1355A.D.)

堅固的城市德摩提卡在他的特定版圖之內，約翰六世坎塔庫澤努斯皇帝在此稱帝，他的右腳由高貴的親戚幫著穿上紫色的官靴，左腳則是由拉丁人的首長替他穿靴，他將騎士的勳位頒贈給他們。然而即使在叛變的行動中，他仍舊孜孜不倦地表現出忠誠的態度，公開宣佈約翰五世帕拉羅古斯和薩伏伊的安妮的頭銜，位置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艾琳的前面。像這樣毫無意義的登基典禮(1341年10月26日)，只能在表面暫時掩飾謀反的罪行，何況孤兒寡婦並沒有個人的缺失，不足以使一個臣民有借口起兵反對他的君主。缺乏事先的準備，更無法預知後面的結果，反而可以使篡奪者確定：自己做出這個決定是基於不得已而非主動選擇。君士坦丁堡擁護年輕的皇帝約翰五世，保加利亞國王被請求出兵前去解救哈德良堡，色雷斯和馬其頓的主要城市經過一番猶豫和考量以後，宣佈不再聽命於內衛統領。部隊和行省的領導者基於個人利益的打算，情願接受婦人和教士較為仁慈的統治。

坎塔庫澤努斯的軍隊分為16個師，配置在梅拉斯河的兩岸，用來勸告或威脅首都。然而部隊在背信棄義及畏懼之心的驅使下四散而逃，軍官普遍接受賄賂，特別是拉丁的傭兵部隊，他們願意向拜占庭宮廷輸誠。等到他喪失部隊的向心力和效命之後，身為叛徒的皇帝(他一直在這兩種身份之間隨著命運而起伏浮沉)帶著有所抉擇的殘部，奪路前往帖撒洛尼卡，然而他的事業在這個重要的地點還是以失敗告終。他的敵人、大公爵阿波考庫斯帶領海上和陸地的優勢兵力在後面緊追不捨，他被趕離海岸，用急行軍的方式逃向塞爾維亞的山區。坎塔庫澤努斯將部隊集結起來，詳細調查有哪些人願意跟隨他接受已經大難臨頭的厄運。那些怯懦自私的多數派屈服於現實或是退縮避走，忠心耿耿的隊伍減少到2000名「志願軍」，至少也有500人。塞爾維亞的藩王也被稱為「克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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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慷慨而友善的接待，但是聯盟關係在不知不覺中破裂，他被視為一名乞兒、一名人質、一名俘虜。在這種極其悲慘的依從生涯中，他在蠻族的門口等待即將到來的命運，一位羅馬皇帝的生命和自由完全任人支配。最有誘惑力的出價也無法說服克拉爾違反誠信的原則，但是他很快傾向於實力較強的一邊，他的朋友絲毫無損地被打發離開，重新去面對充滿希望和危險的枯榮盛衰。

在將近6年的時間裡(1341—1347 A.D.)，爭執的火焰不斷燃燒，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結局，帶來更為狂暴的憤怒。貴族和平民的黨派傾軋，坎塔庫澤努斯和帕拉羅古斯兩個家族的拚鬥，使得東部帝國所有的城市陷入混亂和迷惑之中。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土耳其人受到雙方乞求協助，被當作達成個人野心的工具，使整個國家遭到破壞和毀滅。攝政對於這種災難感到極為悲痛，然而他是受害人也是始作俑者。坎塔庫澤努斯根據自己親身經歷的經驗教訓，對於國外和國內戰爭的特質有極其精闢的描述。他說道：「國外戰爭有如溫暖的夏日，總是可以忍受，有時會有益於身體的健康；國內戰爭有如熱病的高燒，消耗精力，不予治療就會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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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野蠻民族引進文明國家的衝突和鬥爭之中，這種極其不當的措施充滿羞辱和災禍，雖然靠著強制的力量能取得一時的利益，但就人道和理性的最佳原則而論，一定會受到嚴厲的譴責。抗爭的雙方都指控對手犯下裡通外敵的罪行，通常是得不到助力的一方，帶著嫉妒的神色大聲咒罵，事實上對於成功的先例很高興地加以傚法。亞洲的土耳其人或許並不比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牧人更為野蠻，但是基於宗教的原因，他們成為羅馬和基督教不共戴天的敵人。為了獲得埃米爾的友誼，兩個黨派的競爭真是無所不用其極，行為非常卑鄙而且捨得投下本錢。坎塔庫澤努斯靠著高明的技巧，獲得他們的青睞，然而援軍和勝利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他把女兒嫁給一個不信上帝的異教徒，數以千計的基督徒成為俘虜，同意奧斯曼借道進入歐洲，這是引起羅馬帝國滅亡最為致命的一擊。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罪孽深重的阿波考庫斯死亡，這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整個局勢的發展對坎塔庫澤努斯有利。有一大群貴族和平民使阿波考庫斯感到畏懼和痛恨，他就下令首都和行省將他們全部抓起來，君士坦丁堡有一處古老的宮殿，被指定作為監禁他們的地方，進行改建工程，提升圍牆的高度，使房間變得狹小，這種費盡心機的改造，目的是讓被關的人無法逃走，一直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為了使得工程持續順利進行，這位暴虐的大臣每天都去巡視，帶來的衛士配置在宮殿的門口，他站在內庭查問建築的進度，沒有絲毫的畏懼和疑惑。兩名帕拉羅古斯家族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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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陷入絕望之境，非常勇敢地拿起木棍當武器，對他進行攻擊，直到他成為地上的一具屍首。報復和自由的謠言到處傳播，數目眾多的犯人砸開足鐐，加強這座監獄的防衛力量，在宮牆的雉堞上面掛出阿波考庫斯的頭顱，好獲得人民的贊同和皇后的善意。得知態度傲慢和野心勃勃的大臣喪生的信息，薩伏衣的安妮甚感欣慰。但是她的決定或行動過於遲緩，民眾特別是水手受到大公爵的孀婦大力鼓動，發起叛變、實施攻擊和展開屠殺。囚犯(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被害者或是行為不檢的人員)逃到鄰近的教堂，都被殺死在祭壇的前面。看來這個惡魔在死後比在生前引起更多的流血和殘殺事件。然而阿波考庫斯的才幹對年輕皇帝的繼位確有裨益，他那些倖存的同僚彼此之間產生猜忌之心，放棄對戰爭的指導，拒絕接受最有利的調解條件。

皇后現在瞭解了狀況，經常發出抱怨，提到之所以和坎塔庫澤努斯發生爭執，完全是因為她受到坎塔庫澤努斯仇敵的欺騙。教長利用在教堂宣講的機會反對寬恕他受到的冤屈，要她用誓言來保證刻骨銘心的仇恨，否則會被施以革出教門的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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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很快就無師自通，學會了如何表達恨意。她就像異鄉人那樣帶著漠不關心的神色，看待帝國連綿不斷的災禍。現在又有一位敵對的女皇出來競爭，更加激起她的嫉妒之心。這種永不認輸的脾氣首先出現的徵兆，是她威脅教長要召開宗教大會並罷黜他的職位。教會和宮廷的無能和內鬥原本可以使坎塔庫澤努斯獲得決定性的優勢，但是這兩個黨派都已虛弱不堪，使內戰得以延續下去。坎塔庫澤努斯過於自製的性格很難免於怯懦和怠惰的指責。他不斷收復行省和城市，被監護人的領土最後全為君士坦丁堡的城牆所圍繞，這一隅之地卻抵得上帝國其餘部分。他要想完成最重要的征服行動，必須得到輿論的擁護和私下的聯繫。法齊歐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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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意大利人，要接替大公爵的職位，船隻、衛隊和金門的防務全部接受他的指揮。然而他沒有戀棧的野心，很容易就被收買，成為謀逆的工具而完成政變，沒有任何危險，也不會發生流血事件。雖然缺乏抵抗的能力和解救的希望，個性剛強的安妮仍然在皇宮守備，帶著笑容觀看首都陷入大火，即使如此也不願完整地留給敵人。

但最後她還是屈服於朋友和仇敵的祈求，遵奉征服者的指示簽訂和平協定。坎塔庫澤努斯抱著一片赤誠之心，願意歸附恩主的兒子。他的女兒和約翰五世帕拉羅古斯的婚事終於完成，被監護人的繼承權獲得承認，但是要把政事以10年為期單獨授予監護人負責治理。兩位皇帝和三位皇后同時登上拜占庭的寶座，宣佈大赦，使那些罪行重大的臣民不僅可以免於焦慮，也能確保自己的財產。加冕和婚禮的慶典從表面上看來和諧而且盛大，受到眾人的稱讚，兩者其實同樣虛幻而難以持久。在最近這段困苦的歲月中，政府的財富甚至皇宮的擺設，都被廉價出售或是任意侵佔。皇家的宴會使用白鑞或陶土的器皿，在那個貧窮而又重視虛榮的時代，缺乏黃金和珠寶就用不值錢的玻璃和皮革手工品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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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結束約翰六世坎塔庫澤努斯的個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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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贏得勝利和進行統治，但是對於發生的後果，無論他自己這邊還是反對他的黨派，都瀰漫著不滿的疑雲。他的黨徒把大赦稱為「親者痛而仇者快」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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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至親好友為了他的事業，家產全都喪失或被侵佔，現在飢寒交迫在街頭閒逛，嘴裡詛咒領導者的自私，竟然會慷他人之慨，剛剛登上帝國的寶座，絲毫不加珍惜就放棄了個人的繼承權。皇后的追隨者為能保住生命和財產而感到臉紅，認為這是篡奪者暫時賜予的恩惠。他們對於女皇的兒子的繼承權和安全，都非常謹慎地表現出關懷和重視，來掩飾對報復的渴望。坎塔庫澤努斯的朋友提出請願書，正好讓他們提高警覺，這樣一來他們可以解除對帕拉羅古斯家族效忠誓詞的責任，受到信任前去守備一些受到外敵威脅的市鎮，這個做法受到熱烈支持，但被他用「我有極其卓越和難以置信的德行」加以拒絕(這是那位身為皇帝的歷史學家的說法)。陰謀和反叛的聲音擾亂了他安寧的生活，他一直害怕合法的君王被國外或國內的敵人偷走，敵人就會用他的名字和所受的委屈高舉起義的旗幟。

當安德洛尼庫斯三世的兒子快要成年時，他開始一心一意地為自己打算，為了傚法父親的惡行，正在蓬勃成長的野心不僅沒被抑制，反而受到激勵。如果我們相信坎塔庫澤努斯的表白，那麼他曾費盡力氣用誠摯的態度，糾正年輕君王那種下流和好色的肉慾，使得他心靈的純潔上升到與崇高地位相匹配的水平。在塞爾維亞的遠征行動中，兩位皇帝在部隊和行省的面前表現出和衷共濟的模樣，年長的共治者讓這位年輕的同僚瞭解到戰爭和政治的奧秘。等到簽訂和平條約以後，帕拉羅古斯留在帖撒洛尼卡，這裡有皇家的行宮，也是一個邊疆要地，因為他不在朝中可以確保君士坦丁堡的和平，並且使得年輕人可以離開奢華首都的誘惑。然而相隔一段遙遠的距離會減弱坎塔庫澤努斯對都城的掌控，安德洛尼庫斯的兒子為一群工於心計而不用頭腦的同伴所包圍，他們向他灌輸要痛恨這位監護人，為自己受到放逐而悲傷，而且要伸張所擁有的權利。他私下與塞爾維亞的藩王克拉爾簽署協定以後，立刻發起公開的叛亂活動。坎塔庫澤努斯就像當年的安德洛尼庫斯二世那樣，要拼老命去保衛他的特權，他在年輕時也向如他這樣的對象發動過猛烈的攻擊。在他的請求之下，身為年輕皇帝母親的太后乘船啟程前往帖撒洛尼卡，負起調解的使命，毫無成效只能返回。除非是薩伏伊的安妮接受了逆境中的教訓，否則我們會懷疑她進行斡旋的誠意。攝政在這個時候還是緊抓權杖不放，她受到唆使公開宣稱，坎塔庫澤努斯合法治理國家的10年期程很快就要結束。

經歷虛榮世界的苦難考驗之後，坎塔庫澤努斯皇帝渴望在修道院過寧靜的生活，僅有的野心是獲得天國的冠冕。要是這種情操是真有其事，那麼他的自願退位就會恢復帝國的和平，正義的行為也會使他的良心得到安慰。如果帕拉羅古斯未來能獨自進行統治，那麼不管他犯下多大的惡行，總不會比因內戰而讓蠻族和異教徒再度受邀來幫助希臘人自相殘殺更為嚴重。土耳其人的武力已經在歐洲打下穩固和永恆的基礎，由於他們的涉入，使坎塔庫澤努斯在第3次衝突中佔了上風，年輕的皇帝同時在陸上和海洋受到驅趕，被迫來到特內多斯島，獲得拉丁人的庇護。這種無禮和頑固的行為激怒了勝利者，爭執已到無法和解的地步。坎塔庫澤努斯將紫袍授予他的兒子馬修，實施聯合統治，為自己的家族建立繼承大寶的權利。但是君士坦丁堡仍舊依附她那古老皇室的血胤，約翰五世所遭受的委屈加速了合法嗣子應享特權的恢復。

有一位出身高貴的熱那亞人擁護帕拉羅古斯的復國大業，獲得承諾將皇帝的姐妹許配給他，於是率領2艘戰船和2500名協防軍完成革命的任務。他們借口遭到海難，獲得允許開進較小的港口，一個城門已經打開，拉丁人大聲呼叫：「約翰五世帕拉羅古斯皇帝勝利萬歲!」一大群揭竿而起的人隨聲附和。還是有許多忠誠的黨徒追隨坎塔庫澤努斯的陣營，但是他在歷史著作中很慎重其事地提到，他仁慈的天性不願從事征戰的行動，即使保證成功也要加以拒絕(難道他以為別人會相信？)。他帶著開放的心靈服膺宗教和哲學的呼籲，願意退位下台，帶著愉悅的心情在寺院過修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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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他不再是君主以後，他的繼承人沒有道理不讓他成為聖徒。把餘生奉獻給宗教的信仰和學問的追求，在君士坦丁堡和阿索斯山的修行小室中，僧人佐薩夫受到尊敬，被視為皇帝塵世和屬靈的父親。如果他從退隱之地出來，那也是為了擔任和平使者的任務，說服興兵作亂的兒子不要再負隅頑抗，懇求皇帝原諒他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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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塔波山發射神秘的光芒引起宗教的爭論(1341—1351A.D.)

雖然人在修道院裡面，坎塔庫澤努斯的內心仍舊在從事神學的戰爭。他用銳利的筆討伐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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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在哪種狀況下，都用同樣的熱誠去為塔波山的「神聖之光」展開辯護，這個值得紀念的爭議，使希臘人的宗教愚行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印度的托缽僧和東部教會的僧侶同樣相信，把心靈和肉體的天賦能力全部抽取出來，更純粹的幽魂會上升到上帝的喜悅和幻象之中。有位方丈能夠僅僅用幾句話，將阿索斯山修道院的理念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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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完整地表達清楚，這位方丈在11世紀享有盛名。苦行的導師說道：

當你單獨留在修行的小室中，關上門坐在角落，保持心靈的昇華，萬事萬物成為虛空的過眼雲煙。你要把鬍鬚和下巴擱在胸脯上面，將眼光和思想都轉向腹部，就是肚臍那個部分，再去尋覓心的位置，好把靈魂安頓在那裡。開始的時候，全部是一片黑暗，帶來不適的感覺。不過如果你日以繼夜地堅持下去，就會感受到難以形容的愉悅。只要靈魂找到心的位置，立即會被神秘和縹緲的光所圍繞。

這種光來自身心不健康的幻想，是空虛的腸胃和頭腦創造出來的，受到寂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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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寞無為信徒的敬仰，認為具備上帝純潔和完美的本質。這種愚行局限於阿索斯山，思想單純的隱士從來沒有去探索，人的肉眼怎麼能分辨神的本質到底是精神還是物質。但是在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統治時，一位名叫巴拉姆的卡拉布裡亞僧侶前去拜訪這些與世隔絕的修道院。他不但研究哲學和神學，而且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多才多藝的技能可以按照那個時代的愛好和興趣，維持彼此對立的信條。一位苦修者出於大意，將心靈感應的祈禱方式洩露給好奇的旅客，巴拉姆正好找到機會去嘲笑寂靜派的信徒，說他們把靈魂放在肚臍眼裡面。他同時還指控阿索斯山的僧侶是異端和瀆聖者。他的攻擊迫使更為博學的人士否認或掩飾同教兄弟單純的虔誠行為，帕拉馬斯對於神的本質和運作推崇一種學究式的辨別方式。神那難以理解的本質居於自存和永恆的光裡，這種有福的視覺為聖徒所具有，而出現在塔波山的門徒身上，時間是在基督變容節。然而這種辨別方式難逃多神教崇拜的譴責，於是巴拉姆堅決摒棄塔波山的光具有永恆的性質，仍舊指控帕拉馬斯派信徒堅信兩種永恆的本質，即可見和不可見的上帝。

阿索斯山的僧侶在狂怒之下威脅要取他的性命，這個卡拉布裡亞人就到君士坦丁堡避難。他那圓滑和世故的言行舉止贏得皇家內衛統領和皇帝的好感，宮廷和城市涉入神學的爭論之中，使內戰的緊張情勢如火上加油。但是巴拉姆的教義因他的逃走和背教而遭到污辱，巴拉馬斯派因獲得勝利而揚揚得意，他們的對頭阿普裡的約翰教長，在敵對派系借題發揮之下被罷黜下台。坎塔庫澤努斯以皇帝和神學家的身份主持希臘教會的宗教會議，竟把塔波山自存的光當成一個信條。人類的理性已經受到了這麼多的侮辱，增加這一件荒謬的蠢事倒也不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可惜的是弄髒了很多卷紙張或羊皮紙。毫無悔意的信徒拒絕在正統信仰的信條上簽字，被剝奪舉行基督徒葬禮的榮譽。然而到了下一個世紀，這些問題全部被人遺忘，我也不知道滅絕巴拉姆異端到底是靠著斧頭還是柴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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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熱那亞的殖民和貿易及與希臘人的戰事(1261—1352A.D.)

本章結束之前，我要提到熱那亞人的戰事，這不僅動搖了坎塔庫澤努斯的寶座，還暴露了希臘帝國的虛弱不堪。等到光復君士坦丁堡以後，熱那亞人被安置在郊區的佩拉和加拉太，接受皇帝的獎賞，也就是非常體面的領地(1261—1347 A.D.)。他們得到恩典可以擁有自己的法律和官員，但也要善盡諸侯和臣民的職責和本分。一個有力的用語「忠誠的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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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於拉丁人的法律體制，他們的首領被稱為波德斯塔，在接受這個職務之前，要用忠誠的歡呼和效命的誓言向皇帝致敬。熱那亞人簽訂條約保證與希臘人建立堅實的同盟關係，在防衛作戰的狀況下，共和國向帝國做出承諾，要供應裝滿50艘空船的補給品，另外還有50艘戰船的援軍，全部完成武器和人員的整備。

米凱爾八世帕拉羅古斯重建了一支水師，他的目標是不再依賴外國的援助，行動積極的政府將加拉太的熱那亞人限制在邊界之內，但是熱那亞的財富和自由表現出無禮行為，激得他們要努力超越。一名熱那亞海員大放厥詞說他們很快要成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要把那些冒犯民族感情的希臘人全部殺掉。一艘武裝的船隻在拒絕向皇宮致敬以後，在黑海犯下海上搶劫的罪行，他們的同胞提出威脅要支持這些不當的行動。然而加拉太長久以來就通行無阻的村莊，被皇家的部隊包圍得水洩不通，直到部隊發起攻擊，屈服的熱那亞人才苦苦哀求他們的統治者大發慈悲。這種無險可守的狀況可以確保他們的聽命服從，也使他們暴露在威尼斯人這個敵手的攻擊之下。威尼斯人在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統治時，竟敢侵犯君士坦丁堡寶座的尊嚴。熱那亞人等他們的艦隊來到，帶著家庭和財產一起退進城內。空無人跡的居住區全部化為灰燼，軟弱的君王看到郊區被毀，只能派出使節而不是部隊去表示他的憤怒。

不過，這種災難倒是對熱那亞人有利，他們獲得危險的特許，並在不知不覺間濫用賜予他們的權利，可以圍繞加拉太修築一道堅固的城牆，挖掘很寬的壕溝引海水灌入，豎起高聳的塔樓，在防壁上裝置各式投射器具。他們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內，土地已經無法滿足正在成長的殖民地所需。他們幾乎每天都將新土地納入產業，鄰近山丘佈滿他們的莊園和堡壘，全部連接在一起，可以受到新建工事的保護。黑海的航運和貿易是希臘皇帝的世襲產業，他控制著狹窄的入口，也就是這個內陸海洋的大門。米凱爾八世帕拉羅古斯在位時，埃及的蘇丹也承認他的特權，經過懇求獲得同意以後，每年可以自由派遣船隻去購買切爾克斯和小韃靼地區的奴隸。這種自由對基督教的發展帶來極大的不幸，因為這些買來的年輕人接受教育和訓練，成為難以對付的馬穆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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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那亞人從佩拉這個殖民區佔據有利的位置，在黑海從事獲利甚豐的行業，他們的航運供應希臘人各種魚貨和穀物，這兩種食物對於一個迷信的民族幾乎同樣重要。烏克蘭的收成是自然界的大宗賞賜，完全出於粗放和落後的農業生產。在頓河和塔內斯河河口能捕獲巨大的鱘魚，它們在成長階段都要到梅奧蒂斯海的淤泥和淺水中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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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醃魚和魚子醬的輸出不僅數量極大，而且每年都可以得到補充。阿姆河、裡海、伏爾加河和頓河這些水系，可以連接起來成為罕見而又艱辛的旅程，專供運送印度的寶石和香料之用。花剌子模的商隊在3個月的行程以後，到達克里米亞的港口，使他們將貨物交給意大利的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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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那亞人的勤奮和實力壟斷不同的貿易行業，他們的對手威尼斯和比薩都被他們用武力趕走，興建的堡壘和城市使當地的土著都感到敬畏，這些建築都是由地位卑下的代理店和工廠做基礎擴建而成。他們最主要的基地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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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受到韃靼地區強大部落圍攻，對熱那亞人的發展沒有產生任何阻礙的作用。希臘人缺少一支實力強大的水師，難免要受傲慢商人的壓搾，他們完全依據利益做出決定，是要餵飽君士坦丁堡還是讓它挨餓。他們不斷在黑海發展，篡奪博斯普魯斯的進口稅、漁業甚至通行費，從這些方面獲得的歲入是20萬枚金幣，剩餘3萬金幣很勉強地讓皇帝分享。佩拉或加拉太的殖民區無論平時還是戰時，行動都像是一個獨立的城邦，就和在遙遠居住區發生的狀況一樣，熱那亞的官員常常忘記他是主子的僕人。

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的虛弱，加上他的統治為內戰所苦以及他的孫兒尚未成年，使得熱那亞人的篡奪行為受到鼓勵。坎塔庫澤努斯的才幹不足以完成復興的重任，只能用來毀滅這個帝國，等到他在國內獲得勝利之後，在一場帶來羞辱的審判中受到大眾的非難：到底是希臘人還是熱那亞人統治君士坦丁堡？佩拉的商人提出建議，要在相鄰的土地以及幾處制高點興建新的工事，被他拒絕後感覺受到冒犯而懷恨在心，等到皇帝離開朝廷，因病滯留在德摩提卡，熱那亞人大膽挑戰軟弱無能的統治。一艘拜占庭的船隻在海港的入口處捕魚，被一群無法無天的外鄉人將船弄沉，漁夫全被殺光。熱那亞人不僅沒有請求當局寬恕他們暴虐的行為，反而向當局提出賠償的條件，同時用傲慢的口氣要求希臘人為了安全起見不能在附近進行航行的練習。熱那亞人同時用正規部隊，迎戰民眾基於義憤的第一次出擊(1348 A.D.)。他們立即佔領那些會引起爭議的土地，馬上無分男女老幼地動員全體民眾，用難以置信的速度築起城牆、挖好壕溝。就在這個時候，他們攻擊並且燒燬了兩艘拜占庭戰船，另外的3艘從他們的手裡逃脫，這就是皇家水師剩餘的船隻。城外或沿著海岸的聚居地被搶劫或是摧毀，然而攝政和艾琳女皇只關心城市的安全。

坎塔庫澤努斯返回首都，去除公眾的恐慌心理。皇帝傾向於和平協商，但是他屈服於敵人的固執。熱那亞人拒絕任何合理的條款，對於臣民的熾熱情緒，他們威脅的言辭帶有《聖經》的風格，要把希臘人像陶土的器皿一樣打得粉碎。然而熱那亞人還是抱著勉強的態度付出稅款，那是為了建造船隻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還有就是戰爭的費用。這兩個民族都像是主人，一個在陸地，另一個在海洋，君士坦丁堡和佩拉在相互包圍的災禍之中堅持到底。殖民區的商人原本相信只需數天工夫就會結束戰爭，現在已經開始抱怨他們的損失，熱那亞的黨派傾軋使本土的援軍遲遲不能成行。最謹慎的人抓住機會用羅得島的船隻，將家人和財產從發生敵對行動的現場運走。

到了次年春天(1349 A.D.)，拜占庭的艦隊共有7艘戰船和很多條小船，離開港口排成一個單列，沿著佩拉的海岸航行，操作非常生疏，將側面暴露在敵人分遣艦隊的衝撞之下。水手全部由農夫和工人組成，對航行的無知也無法像蠻族那樣用天生的勇氣來彌補這方面的缺失。風刮得非常猛烈，海浪極為洶湧，希臘人剛剛發覺遠處行動緩慢的敵軍，馬上轉向，衝進大海，立即面臨無法避免的危險。部隊出發要去攻擊在佩拉的陣線，在同一時候遭到驚慌的打擊而解體。熱那亞人贏得雙重勝利，感到驚訝無比又覺得受之有愧。凱旋的船隻裝飾著花朵，拖曳著擄獲的戰船，就在皇宮的前面來回行駛。皇帝唯一的美德就是忍耐，懷抱復仇的希望是僅有的安慰。然而雙方都已痛苦不堪，經過調停後簽訂了一個臨時協定，帝國的羞辱用尊嚴和權勢形成微薄的簾幕加以掩蓋。殖民區的首領接受召喚，對於引起爭論的產權，坎塔庫澤努斯裝出藐視的神色認為無關緊要，在提出溫和的指責以後，很慷慨地核准他們所要的土地，經過事先的安排，表面看來這些地區都受到他派出的官員的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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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帝很快施展教唆的手段，違反和平條約，他和威尼斯人的軍隊聯合起來，威尼斯人一直把熱那亞和它的殖民區視為世仇大敵。就在他權衡和平與戰爭的利弊得失時，節制的性格為佩拉居民惡意的侮辱所激怒，他們竟在防壁上面將一塊大石頭投射到君士坦丁堡城內。在他義正辭嚴的控訴之後，熱那亞人用不以為意的態度將之歸咎於工程人員的疏忽，但次日重複這種羞辱的舉動，為第2次的試驗成功而興高采烈，認為皇家城市在他們的炮火射程之內。坎塔庫澤努斯立即與威尼斯人簽訂同盟協定，但是這些財力雄厚和實力強大的共和國在相互對抗時，發覺羅馬帝國的幫助所能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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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直布羅陀海峽到塔內斯河口，他們的艦隊遭遇，雙方互有勝負，一場值得紀念的會戰在君士坦丁堡城牆下面的狹窄海域開打。要想從希臘人、威尼斯人和熱那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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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記錄中獲得一致的結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對於這幾個民族能夠將過失歸於自己而榮譽歸於敵人的史實，盡量加以採用。

威尼斯人和盟友加泰蘭人的兵力比較強大，他們的艦隊在增加了拜占庭可憐巴巴的7艘戰船以後，總數是75艘；熱那亞人不超過64艘，但是在那個時代，他們的船隻佔有噸位和強度的優勢。兩軍的海上部隊指揮官比薩尼和多利亞就個人與家族而言，在他們國家的編年史上都已建立顯赫的威名，不過前者的勳業無論是聲譽還是能力都遠遜於敵手。他們在暴風雨的天候下交鋒，混亂的戰鬥從拂曉延續到暗夜。熱那亞人的驍勇受到敵手的表揚；威尼斯人的盟友對他們的行為感到不滿；但是各方都讚許加泰蘭人的身手和膽識，即使受傷多處還是堅持衝鋒陷陣，決不退縮。兩支艦隊的分離，可能使整個事件讓人感到可疑，13艘熱那亞戰船的沉沒和被俘，換來的是聯軍雙倍的損失：威尼斯人損失了14艘，加泰蘭人損失了10艘，希臘人損失了2艘。征服者在悲傷之餘，表示這是貨真價實的決定性勝利(公元1352年2月13日)。

比薩尼承認戰敗，退回防備嚴密的海港，再以元老院的命令為借口，帶著殘破和疾駛的分遣艦隊航向甘地亞島，把海洋的統治權放棄給他的敵手。彼特拉克在寫給元首和元老院的公開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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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揚兩個海上強權是意大利最耀目的明星，施展如簧之舌要為他們的交惡充當和事佬。演說家讚譽熱那亞人的英勇和勝利，從事海戰他們穩居第一把交椅。他為威尼斯同胞的不幸流下眼淚，同時他向艦隊提出勸告，要用烈火和刀劍向不忠不義和卑鄙無恥的希臘人討回公道，將東方最大都會所感染的異端邪說洗滌得乾乾淨淨。

希臘人遭到朋友遺棄以後沒有抵抗的能力，會戰以後3個月，坎塔庫澤努斯皇帝懇求並簽署和平條約(公元1352年5月6日)，永遠與威尼斯人和加泰蘭人斷絕關係，同意熱那亞人獲得貿易的專賣和壟斷，幾乎還要加上統治的權力。如果不是共和國的自由權利和海上霸業遭遇毀滅性打擊，使得擴展疆域的野心受到抑制，羅馬帝國(我對譯成這個名詞感到可笑)可能很快就會淪為熱那亞的一個行省。鬥爭長達130年，最後的結局是威尼斯人勝利，熱那亞人的黨派傾軋逼得他們要尋找外國領主的保護，像是米蘭公爵或法蘭西國王，來恢復國內的和平。然而在征服失利以後，通商的銳氣仍舊倖存，佩拉的殖民區還是讓首都感到敬畏，繼續在黑海航行賺取利益，直到隨著君士坦丁堡的覆滅被土耳其人奴役。


 第六十四章 成吉思汗率領蒙古人從中國到波蘭的征戰 君士坦丁堡和希臘人的避戰 奧斯曼土耳其人源於比提尼亞 奧斯曼、烏爾汗、穆拉德一世及 巴耶塞特一世的統治和勝利 土耳其君主政體在亞洲和歐洲的奠基和發展 君士坦丁堡和希臘帝國的大禍臨頭(1206—1523 A.D.)

上面一章談到城市和郊區瑣碎的口角、沒落希臘人的怯懦與爭執，我現在要提高層次，敘述勝利的土耳其人的家用奴隸因軍事的訓練、宗教的狂熱和民族的精神而能飛黃騰達，擢升到顯要的高位。奧斯曼王朝崛起和發展，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在現代歷史上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蒙古人和韃靼人的雷霆之勢的基礎上的，快速的征服像原始時代的造山運動，改變了整個地球的地表面貌。凡是與羅馬帝國的沒落發生關係的民族，無論是否帶來立即或遙遠的影響，我都會進行探索和介紹，所以我不會忽視這些產生重大作用的事件，冷靜的心靈會對這段血腥的歷史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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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吉思汗崛起的背景及法律和宗教的觀點(1206—1227A.D.)

廣闊的高原位於中國、西伯利亞和裡海之間，從這裡一再湧現遷徙和戰爭的浪潮。匈奴人和突厥人的故土在12世紀時，被很多遊牧部落佔據，他們有共同的祖先和類似的習俗，在所向無敵的成吉思汗聯合和指揮之下進行征戰行動。這個蠻族(他在家族中的稱呼是鐵木真)在邁向偉大事業的過程中，一直踩著敵手的脖頸。他的出身很高貴，但這完全是取自戰爭勝利的驕傲，根據君王或人民的追溯，他第7代的祖先是純潔無瑕的處女懷孕所生。鐵木真的父親曾經統率13個旗，組成的家庭約有3萬或4萬戶，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員拒絕付什一稅，不願聽命於年幼的孤兒。鐵木真13歲時就與反叛的臣民作戰，亞洲未來的征服者失敗，只有逃走或是降服於他人。但是他的發展超越命運的安排，40歲時建立起卓越的名聲，已將鄰近的部落攬括在他的統治之下。處在社會初期的狀況下，政策的擬定非常簡陋，然而勇敢的行為極為普遍，一個人的優越地位建立在權勢和果決的基礎上，統治者要能懲罰敵人和酬庸朋友。

他最早的軍事聯盟通過簡單的儀式來建立：殺一匹馬作為犧牲，並且用湍急的溪流來測試膽識。鐵木真發誓要與他的追隨者同甘苦、共生死。當他把自己的馬匹和服飾分給大家時，獲得的感激和未來的希望使他更為富有。等他贏得第一次的勝利後，就在火堆上面架起70個大甕，將70個罪大惡極的叛徒投進沸騰的滾湯之中。生性傲慢的敵人自取滅亡，行事謹慎的部落全都降服，使得受到影響的地區範圍逐漸擴大。克烈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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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頭顱骨被鑲上銀邊當作酒杯，最勇敢的酋長看到以後都會膽戰心驚。這位可汗的另一個名字叫作長老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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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與羅馬教皇和歐洲的君王建立聯繫。鐵木真雄心壯志，不惜運用迷信的伎倆：一位赤身裸體的先知能騎著白馬升到天堂，從他那裡得到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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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頭銜，意為「偉大的君王」，並且獲得神聖的權利去征服和統治世界。他參加部落大會所坐的毛氈，後來一直作為遺物受到尊敬，他接受歡呼成為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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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韃靼人
[380]

 的大可汗。這些家族的稱呼有所不同，他們經常是彼此競爭的對手，提到蒙古人則代表著皇室的出身。韃靼人這個稱呼出於意外或錯誤，延伸範圍將北部地區廣闊的荒野包括在內。

成吉思汗制定法規以教導他的臣民，對內保持國家的和平，對外採取敵對的行動。凡是犯有通姦、殺人、偽證和盜竊牛馬這些重罪的人要處死，慓悍的人民彼此的交往態度溫和而且行為公正，未來的大可汗推選制度將君王授予成吉思汗的家族，使他們成為整個部落的首領。狩獵的規則在韃靼人營地最為重要，出獵不僅帶來樂趣，而且獲得豐收。勝利的民族為了保持神聖的地位，把所有的工作交給奴隸和外人。除了成為職業軍人，其他的行業都是低賤的奴役。提到部隊的編組和訓練，每個人的武器是弓箭、彎刀和狼牙棒，區分為百夫長、千夫長和萬夫長，這些職位按照制度由資深人員出任。每位軍官和士兵都要為戰友的安全和榮譽負責，違反者可以被判處死刑。征戰的精神與以下的法則息息相關：除非敵軍遭到擊敗或提出懇求，否則絕不會批准和平協定。

成吉思汗對宗教抱持的態度使我們感到驚訝和讚許。歐洲的天主教宗教法庭裁判官用殘酷的手段來防衛毫無意義的東西，對於蠻族的行為一定百思不解。他們竟能預知哲學的思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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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純粹的一神論和完美的宗教自由建立法律體系。在信仰方面，主要和唯一的教條是只有一位神存在，創造萬物，德行充沛於天地之間，連成吉思汗都出自他的大能。蒙古人和韃靼人習慣於崇拜各個特定部落的偶像，很多人受到外國傳教士的影響，轉而信奉摩西、穆罕默德和耶穌基督的宗教。各種宗教體系都享有自由與和諧，在同一個營地裡接受教義的倡導和禮拜的儀式，不論是佛教的和尚、伊斯蘭教的阿訇、猶太教的法師、聶斯托利派的僧侶還是拉丁的教士，都能夠獲得服役和貢金的豁免。傲慢的戰勝者在布哈拉的清真寺裡，可能騎在馬上踐踏《古蘭經》；但是對於那些最具敵意教派的先知和教皇，溫和的立法者對他們都很尊敬。成吉思汗沒有讀和寫的能力，不可能從書卷上獲得這些道理。除了伊果人的部落，絕大部分的蒙古人和韃靼人，都像他們的統治者一樣大字不識。他們的功勳靠著記憶保存在傳說之中，成吉思汗逝世68年之後，這些口述的傳說經過搜集和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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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簡潔的編年史，由中國人、波斯人、亞美尼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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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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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人
[385]

 、希臘人
[386]

 、俄羅斯人
[387]

 、波蘭人、匈牙利人和拉丁人提供資料補充，每個民族都提到本身的災難和敗北，令人信服。


 二、成吉思汗率領蒙古人從中國到波蘭的征戰(1210—1227A.D.)

成吉思汗和他的部將運用武力逐次平服沙漠的各旗，把帳篷安置在中國的長城和伏爾加河之間這片廣大的荒原上。蒙古皇帝成為遊牧世界的君王，數百萬牧人和士兵的領主。他們感受到聯合後的實力，急著衝向南方氣候溫暖和物產富裕的地區(1210—1214 A.D.)。他們的祖先曾經是大金皇帝的屬臣，就是鐵木真也為表示尊榮的奴僕稱呼感到羞辱。大金的宮廷為過去諸侯派來的使臣而感到大吃一驚，他的口氣像是代表權勢極大的國王，堅持要求向偉大的成吉思汗支付貢金和服從命令，所作所為像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時使臣對待「天子」的態度極為藐視。宮廷用傲慢的答覆掩飾暗中的焦慮之情，他們的畏懼很快為無數騎兵部隊的進軍所證實，軍隊從各方面突穿長城守備薄弱的防壁。90座城市被蒙古人攻破或是飽受饑饉之苦，只有10座城市逃過毀滅的命運。成吉思汗熟知中國人的孝順，用俘虜來的敵方父母來掩護他的前衛，這種可恥的做法濫用敵人在道德方面的弱點，但有時還是無法發揮作用。他的入侵獲得10萬契丹人的支持，這些叛軍原來在護衛邊疆，然而他願意接受和平協定：一位大金的公主、3000匹馬、500名奴僕及500名處女，以及黃金和絲綢的貢品，用這些作為他撤軍的代價。在第二次的遠征中，他逼得大金皇帝退過黃河到更南邊的行宮。圍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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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曠日持久而且極為困苦，饑饉使居民的人數只剩下十分之一，很多人易子而食。當他們的武器用罄，就拿金塊和銀錠用機具來發射，但是蒙古人挖一條坑道進入首都的中心，皇宮的大火燃燒了30天之久。韃靼戰爭和國內黨派的傾軋使得大金的城池成為廢墟，北方的5個省被併入成吉思汗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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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在西方接觸到花剌子模蘇丹的疆域。使用穆罕默德之名的君主統治著從波斯灣到印度和突厥斯坦的邊境地區，帶著雄心萬丈的抱負想要倣傚亞歷山大大帝，竟然忘記他們的祖先受到塞爾柱家族的奴役和後來的背叛。成吉思汗的意願是與最有權勢的穆斯林君主建立友誼和通商的關係，巴格達的哈里發用暗中唆使的手段引誘他出兵，這樣一來等於將宗教和國家的安全拱手讓人。這時發生了一樁殘酷的意外事件，激怒了韃靼人，讓他們有正當的理由可以入侵亞洲南部。一個商隊有3名使臣和150名商人，由於穆罕默德蘇丹的指使而在奧特拉遭到逮捕和謀殺。成吉思汗要求公平處理此案，遭到拒絕以後，還是沒有立即採取行動；等到他在高山經過3個夜晚的祈禱和齋戒，蒙古皇帝決定訴諸神明和他的刀劍討回公道。

一位見多識廣的作者提到，要是就參加的兵力和傷亡的人數來說，歐洲的會戰在亞洲人看來不過是一場小規模的前哨戰鬥。據說在成吉思汗和他4個兒子的旗幟下，進軍的隊伍是70萬蒙古人和韃靼人(1218—1224 A.D.)。廣闊的平原一直延展到錫霍河和藥東水的北部，他們在這裡遭遇到蘇丹的40萬士兵，第一場會戰打到暗夜才停手，有16萬花剌子模人被殺。穆罕默德為敵軍的實力強大和作戰英勇而震驚不已，處於危險的態勢，只有趕緊撤軍，將部隊配置在邊區的城鎮。雖然蒙古人在野戰中戰無不勝，但蘇丹預判他們無力進行曠日持久而且困難重重的圍攻，因此要靠著防禦作戰將他們擊退。不過生性謹慎的成吉思汗有一支由中國人組成的工程部隊，精通各種機械和器具的運用，或許已經明瞭火藥的秘密和作用，經過嚴格的訓練和紀律的要求，比起防守本國的領土安全，攻擊外國的城鎮更加英勇，獲得攻無不克的盛名。波斯的歷史學家提到蒙古人對奧特拉、科基德、布哈拉、撒馬爾罕、花剌子模、赫拉特、梅羅伊、尼薩波爾、巴爾奇和坎達哈的圍攻和奪取，以及河間地區、花剌子模和呼羅珊這些物產富饒和人口繁多的地區被蒙古人征服的經過。長久以來阿提拉和匈奴人帶來毀滅的敵對行為，可以用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例子來說明。我願意在這裡特別加以敘述，從裡海到印度河數百英里廣袤的地區遭到摧毀，過去裝點著人類勤奮和努力的成果，經過4年的蹂躪，在爾後5個世紀都無法恢復。蒙古皇帝鼓勵或縱容部隊採取狂暴的手段，只要熱衷於搶劫和殘殺就不會產生據有的希望，戰爭的行動是用正義和報復當成借口，激發天生的殘暴習性。

穆罕默德蘇丹的身敗名裂完全是自食其果，卻為國家帶來極大的災禍，後來默默無聞地死在裡海的一座小島。要是有一位英雄人物能夠拯救花剌子模帝國，那就非蘇丹的兒子扎蘭丁莫屬。他採取積極的攻勢行動，一再使蒙古人勢如破竹的勝利受到扼阻。後來他且戰且退到達印度河，受到兵力優勢的敵軍壓迫，扎蘭丁在面臨絕望的最後關頭，策馬衝進波濤之中，游過亞洲河面寬闊和水勢湍急的巨川，連成吉思汗本人都深表欽佩。蒙古的征服者在他的營地聽到疲憊不堪而又發了橫財的部隊發出不滿的聲音，想要返回本國享受勝利的成果，他也只能勉為其難地屈從他們的要求。部隊的行動受到亞洲戰利品的拖累，只有放慢後撤的速度，為了緩和敵對的情緒，對於戰敗者的悲慘狀況表示憐憫之意，同時宣稱他的意圖是要重建被他的軍隊所摧毀的城市。等到他渡過阿姆河與錫爾河，就與手下兩位部將會師，他們接到指派率領3萬人馬去征服波斯的西部行省。蒙古大軍一路擊敗阻擋他們前進的國家，深入敵境直達德本的城門，渡過伏爾加河並且橫越大漠，這次遠征等於繞著裡海走了一圈，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壯舉。成吉思汗在鎮壓反叛和獨立的韃靼王國以後才發出返國的信號，他在安養天年和享盡尊榮後崩殂(1227 A.D.)，臨終前交代兒孫要完成征服中華帝國的偉業。

成吉思汗的後宮有妻子和侍妾共500名，無數的子孫中間有4個兒子憑著身份和功勳獲得聲譽，無論是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都擔任父皇授予的重要職務。術赤總管負責狩獵，察合台
[390]

 是法官，窩闊台是大臣，拖雷是將領。他們的名字和行動經常在征戰的歷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基於個人和公眾的利益能夠精誠團結，合作無間。窩闊台經過部族大會的推舉，公開宣佈成為大汗或蒙古和韃靼的皇帝，3個兄弟和他們的家庭對從屬於王權的地位感到滿足。他的兒子貴由繼位，過世以後帝國傳給他的堂兄弟蒙哥和忽必烈，這兩位皇帝都是拖雷的兒子，成吉思汗的孫子。
[391]

 在成吉思汗之後四位繼承者統治的68年期間(1227—1295 A.D.)，蒙古人幾乎征服了整個亞洲和大部分歐洲地區。我並沒有按照時間的先後，也沒有敘述詳情，僅就他們在東方、南方、西方和北方的征戰過程，做一個簡略的描繪。


 三、蒙古大汗對宋、金以及鄰國的用兵(1227—1279A.D.)

中國在成吉思汗入侵之前已經為兩個帝國或王朝所分治，那就是南方的宋以及北方的遼和後來的金，
[392]

 雖然民族根源相異，利益上也有衝突，但由於法律、語言和生活習俗的統一，雙方對立的情勢逐漸緩和下來。北方的金國開始先為成吉思汗所瓜分，在他死後7年終於完成征服(1234 A.D.)。金國的皇帝在失去北京以後，就將行宮遷到開封，這座城市的周長有很多里格，根據中國歷史的記載，共有140萬戶的人口和難民。他逃離開封時只有7位騎衛相隨，把最後的抵抗設在第三座都城。等到絕望之際，君王為了保持清白情願赴死，詛咒他的命運，登上一個龐大的柴堆，拔劍自刎的同時由隨從舉火引燃柴堆，金朝隨之滅亡。
[393]



宋朝原來是擁有本土整個帝國的古老統治者，北部篡位者滅亡之後又倖存了約45年，由忽必烈的大軍完成全部的征服大業。在這段時間之內，蒙古人經常為外國的戰爭轉移方向，中國人不敢與勝利者在戰場短兵相接，消極防禦不斷，使得無數的城市被攻破，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慘遭屠殺。在每一個地點的攻防作戰中，古老的投射機具和希臘火都交替使用，火炮和竹筒裝填火藥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
[394]

 伊斯蘭教徒負責指導圍攻作戰，這些人投效忽必烈可以獲得優渥的待遇。等到渡過黃河以後，蒙古人利用大運河來輸送部隊和火炮，直到大軍包圍皇家的都城杭州，此地為絲綢之鄉，是中國最豐饒富足的地區。皇帝是無法自保的年輕人，只有獻出政權率眾投降。他被押解流放韃靼地方之前，向大汗行三跪九叩的大禮感謝他不殺之恩。然而從杭州到廣州，戰爭(現在已經稱為叛亂)仍舊在南方幾個行省進行，堅持國家獨立的殘餘部隊從陸地經由海上，繼續反抗行動。南宋的艦隊被優勢的敵軍所包圍和擊滅，最後有一位大臣抱著年幼的皇帝跳進大海的波濤，他大叫道：「寧可轟轟烈烈死得像個君王，也不要像奴隸一樣苟且偷生。」
[395]

 南宋滅亡(1279 A.D.)，10萬名臣民效仿他的做法。

整個帝國從越南的東京到長城全部納入忽必烈的版圖。他有雄心壯志要征服日本，然而艦隊兩次遭遇颶風，發生海難事件，10萬蒙古人葬身於毫無成效的遠征行動中。周圍的王國比如高麗、日本、安南、緬甸、孟加拉和吐蕃，全都畏懼他的武力，歸順的狀況因貢金和聽命的程度有所不同。他派遣一支艦隊包括1000艘船隻前去勘探印度洋，航行68天，可能到達了赤道的婆羅洲，雖然他們返航時並非沒有獲得戰利品和光榮的戰跡，但是皇帝對蠻族國王逃脫他的掌心仍感到不滿。


 四、蒙古人西進攻略波斯、俄羅斯和歐洲諸國(1235—1258A.D.)

蒙古人征服印度斯坦要留給後期的帖木兒王朝，但伊朗或波斯的攻略在旭烈兀汗的手裡完成，他是成吉思汗的孫子，也是相繼兩位皇帝蒙哥和忽必烈的弟弟。我無法列舉被他踐踏在灰塵之中大批的蘇丹、埃米爾和阿塔貝克，不過波斯的暗殺派或稱為阿薩辛教派
[396]

 被他根絕，這對人類而言可能是一大功德。在裡海以南的群山峻嶺之中，這個可憎的教派統治的時間長達160年，所有的惡行未曾受到任何懲處。他們的君王也稱為伊瑪目，任命他的部將負責領導和治理利巴努斯山的殖民區，在十字軍東征的歷史上極為出名而且所向無敵。
[397]



阿薩辛教派是狂熱的《古蘭經》信徒，混雜印度的輪迴之說與他們先知的洞見，首要的責任是奉獻自己的靈魂和肉體，盲目聽從真主代理人的指示。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人士，都在這個教派傳教士所使用的匕首下顫抖，可以列舉出無數基督徒和穆斯林最顯赫的受害者，犧牲在山中老人(這是他以訛傳訛所獲得的稱呼)的信仰、貪婪或憤恨之下。他們唯一的武器匕首為旭烈兀的長劍所斬斷，這些人類之敵除了「暗殺」這個詞，沒有任何遺跡留下，歐洲的語言只有帶著厭惡的情緒予以採用。

旁觀者看到阿拔斯王朝的絕滅，對它的偉大和敗亡難免會起惻隱之心。自從塞爾柱的暴君權勢沒落之後，哈里發恢復在巴格達和阿拉伯的伊拉克合法的統治權力，然而神學的派系傾軋使城市混亂不堪，教徒領袖迷戀後宮的700名侍妾無法自拔。蒙古人的入侵(1258 A.D.)只遭到實力微弱的軍隊和傲慢無比的使臣的抵抗，哈里發穆斯塔辛說道：

奉真主的敕令，為阿拔斯的子孫在此地建立君王的寶座，他們的敵人無論今生來世都會遭到毀滅的命運，旭烈兀難道敢違抗真主的旨意？如果他願意獲得和平，那麼就讓他馬上離開這個神聖的地區，對於他所犯的錯誤我們也許可以大發慈悲給予寬恕。

一位奸詐的首相迎合這種極其幼稚的放肆之詞，他向主子提出保證，要是蠻族膽敢進入城市，靠著婦女和小孩在房屋的平頂上面拋擲石塊，就可以將他們完全消滅。但是虛幻的幽靈接觸到旭烈兀以後，馬上像一股輕煙消失得無影無蹤。經過兩個月的圍攻之後，巴格達為蒙古人攻破，全城受到洗劫。野蠻的將領宣判哈里發穆斯塔辛死刑，這是穆罕默德在塵世最後的繼承人，他那高貴的親戚阿拔斯家族，在亞洲的統治長達500年之久。無論征服者有哪些企圖，麥加和麥地那這兩座聖城
[398]

 受到阿拉伯沙漠的保護，蒙古人越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剽掠阿勒頗和大馬士革，威脅要加入法蘭克人前去解救耶路撒冷。埃及如果僅有軟弱的後裔負責守備，就會馬上淪陷，但是馬穆魯克在幼年時代就生活在西徐亞凜冽的空氣當中，他們與蒙古人打了幾場硬仗，作戰的英勇難分軒輊，訓練和紀律要略勝一籌，把侵略的浪潮趕回幼發拉底河的東岸。不過氾濫的洪流仍發揮著無法抗拒的力量，掃過亞美尼亞和安納托利亞的王國，前者為基督徒所據有，後者是土耳其人的勢力範圍。伊康的蘇丹盡力抵抗蒙古大軍，阿扎丁後來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中間尋得庇護，塞爾柱王朝最後還是被波斯的大汗所絕滅。

窩闊台覆滅中國北部的金朝以後，立即決定派遣大軍侵襲最遠的西方國家(1235—1245 A.D.)。150萬蒙古人和韃靼人列入服役名冊，大可汗從中選出三分之一的人員，把指揮大權授予侄兒拔都，是他哥哥術赤的兒子。
[399]

 這時拔都正統治裡海的北部，原來是他父親所征服的地區。度過長達40天的節慶假期以後，拔都開始偉大的遠征行動。無數的騎兵分遣部隊不僅快速而且剽悍，在不到6年的時間內，經過的地區相當於經度90度的距離，等於地球周長的四分之一。亞洲和歐洲的巨川大河，像是伏爾加河、卡馬河、頓河、玻裡斯提尼斯河、維斯圖拉河和多瑙河，他們騎在馬背上游過去，或是趁著冰凍季節走過，或是用簡單的皮筏渡越，營地隨著向前運動，支援所需的輜重和炮兵。拔都的首次勝利，將面積遼闊的突厥斯坦和欽察
[400]

 平原所有剩餘民族的自由權利全部連根摧毀。在他快速的進軍途中，攻取現在被稱為阿斯特拉罕和喀桑的兩個王國，派遣部隊前往高加索山脈，深入搜查位置最隱秘的格魯吉亞和切爾克斯。俄羅斯的國內爭執使得大公爵或諸侯把國家出賣給韃靼人，他們從立沃尼亞擴展到黑海，莫斯科和基輔這兩座現代和古代的都城全部都化為灰燼。暫時的毀滅不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對比之下，200年的奴役生活在俄羅斯人的性格上留下了難以洗刷的痕跡。

韃靼人對於希望據有或是快速離去的國家，蹂躪的方式都是同樣猛烈而狂暴。他們從長期征服的俄羅斯，對波蘭的腹地進行兇狠而短暫的入侵，最遠抵達日耳曼的邊界，盧布林和克拉考這些城市都從地表上消失。蒙古人向著波羅的海海岸地區前進，在利格尼茲會戰中擊敗西利西亞公爵、波蘭內衛軍的主將及條頓騎士團的盟主，從被殺者身上割下的右耳可以裝滿9個麻袋。他們西進的盡頭是利格尼茲，接著轉換方向進犯匈牙利。拔都的親征或是他的精神激起50萬人高昂的鬥志，喀爾巴阡山對於分兵前進的縱隊，不再是難以穿越的障礙。蒙古人前進的消息根本沒有人相信，等到發現有變時已經無法抵擋。

匈牙利國王貝拉四世集結伯爵和主教的武裝部隊，但過去他接納了4萬戶漂泊無依的科曼人，使得國內產生離心離德的現象。這些野蠻的來客遭到國人的懷疑，認為他們會出賣國家或是謀殺君王，被激怒以後發生叛變。多瑙河北岸的疆域在一日之內喪失殆盡，僅僅一個夏季人口就大量減少，殘破的城市和教堂散佈著土著的白骨，等於在償還土耳其祖先所犯的罪孽。有一位神職人員從受到洗劫的瓦拉丁逃出來，敘述他所看見或遭受的苦難。圍攻和會戰的血腥狂暴，遠不及對待逃亡難民的殘忍無情，他們被應許的和平與赦免引誘，從森林裡出來，在完成收割糧食和葡萄的工作之後，全部被冷酷地屠殺。到了冬天，韃靼人從冰上渡過多瑙河，向著格蘭前進，這裡是日耳曼人的殖民區和王國的都城。韃靼人安裝30部攻城器具用來對付城牆，壕溝用裝滿土的麻袋或屍體填滿，經過一陣不分青紅皂白的屠城以後，300名貴婦當著可汗的面全部被殺害。匈牙利所有的城市和堡壘只有三座在韃靼人入侵後留存，命運乖戾的貝拉在亞得裡亞海的島嶼上藏身。

野蠻的敵對行動像烏雲一樣遮天蓋地，使得拉丁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一個俄羅斯的逃亡分子向瑞典發出警報，波羅的海和大洋的遙遠國家為韃靼人的迫近而戰慄不已。
[401]

 基於畏懼和無知，他們並沒有將這些異族視為人類。自從公元8世紀阿拉伯人入侵以來，歐洲從未面臨如此類似的災難。如果說穆罕默德的門徒只是壓迫宗教和自由，那麼西徐亞的牧人就會毀滅歐洲的城市、技藝和文明社會所有的制度。羅馬教皇試圖用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修士，前去安撫這些戰無不勝的異教徒，使他們皈依基督教。但是他對可汗的回答大感驚異，說上帝之子和成吉思汗的兒子同樣被授予神明的權力，可以降服或毀滅世上的國家。教皇除非親自作為懇求者前來訪問可汗所在的旗，否則也在被摧毀之列。

皇帝腓特烈二世提倡整體防衛計劃，他在寫給法蘭西和英格蘭國王以及日耳曼各選侯的信中，提到即將迫近的共同危險，敦促大家將所屬的諸侯武裝起來，成立一支合乎正義公理的十字軍。韃靼人自己對法蘭克人的名聲和英勇抱著敬畏的心理，50名騎士和20名弓弩手在奧地利的諾伊斯塔德進行防禦戰鬥，一支日耳曼軍隊的出現為其解圍。等到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和保加利亞這些鄰近的王國成為一片焦土以後，拔都從多瑙河慢慢退向伏爾加河，要在薩拉亞的城市和宮殿中享受勝利的報酬，這個地點位於荒漠之中，他從此地開始指揮部隊的行動。

甚至就連北方貧苦和冰凍的地區也能吸引來蒙古人的軍隊。謝班汗是拔都的弟弟，率領一旗有1.5萬戶進入西伯利亞的荒野之地，他的後裔在托波爾斯克統治了約300年之久，直到後來被俄羅斯人征服。冒險的精神使他們循著鄂畢河和葉尼塞河的水道前進，最後必定能夠發現北方冰凍的海洋。在清除那些怪誕的傳奇後(如這裡的人長著狗頭和偶蹄的腳)，我們發現大約在成吉思汗去世15年以後，蒙古人提到薩莫耶德人的名稱和習性，說他們位於北極圈附近地區，住在地下的木屋裡面，只能通過狩獵獲得所需的毛皮和食物。


 五、蒙古人的統一和分裂及被中國同化的過程(1227—1368A.D.)

當中國、敘利亞和波蘭同時被蒙古人和韃靼人侵略時，這場巨大災難的創始人體認到當前的狀況，感到心滿意足，他們的話等於宣判死刑的刀劍。就像開頭幾位哈里發一樣，成吉思汗最早的幾個繼承人很少親自率領常勝的軍隊。在鄂嫩河和色楞格河的兩岸，皇族或金帳展示出簡樸和偉大的對照，用烤羊和馬奶供應盛宴，每天的貢金是500輛大車的黃金和白銀。歐洲和亞洲的使臣和君王，被迫要從事遙遠而又辛勞的朝聖之旅。無論是俄羅斯的大公爵、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的國王、伊康的蘇丹還是波斯的埃米爾，他們的生命和權勢在大可汗的一顰一笑之間被決定。成吉思汗的兒子和孫子習慣於遊牧生活，不過哈拉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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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村莊因為選舉大汗和君王駐蹕，逐漸受到尊敬。窩闊台和蒙哥從帳幕移居到房舍，顯示出習俗的改變，他們的榜樣被君王的家庭和帝國的高官所倣傚。相比起到廣闊無邊的森林中去追逐野獸，在圍牆環繞的園林中進行狩獵可以提供更為省力的娛樂，新建的住所裝飾著繪畫和雕塑，使用不盡的財富可以廣建噴泉、深池和純銀的雕像。中國和巴黎的藝術家和工匠相互競爭，要為大汗提供最佳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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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拉和林有兩條很特別的街道，一條街住著中國的技師，而另一條是伊斯蘭商人。此地有一座聶斯托利派教堂、兩座清真寺以及12座祭祀各種神像的廟宇，為眾多不同信仰的居民提供宗教禮拜的場所。然而有一位法蘭西的傳教士宣稱，靠近巴黎的聖丹尼小鎮更適合成為韃靼人的首都。蒙哥皇帝的整個宮殿區域，就規模來說也沒有本篤會大修道院的十分之一。俄羅斯和敘利亞的征服，可以用來滿足大可汗的虛榮心。

蒙古人的部族位於中國的邊界，中華帝國是距離他們最近，也是最有利可圖的目標。他們只熟悉遊牧的生產方式，北部地區對牧人而言有利於牲口的管理和繁殖。我已讚譽過一位中國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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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智慧和德行，使得5個人口眾多和農業發達的行省，免於遭到蹂躪成為一片荒漠。這位國家和人類的救星從政30年，毫無瑕疵和過失，不斷致力於緩和與停止戰爭帶來的重大破壞，拯救學術文化的著作和遺物，重新燃起重視科學的熱情，恢復文官制，把愛好和平與正義灌輸到蒙古人的心田。他費盡力氣消除第一代征服者「野蠻化」的作風，提出有利的政策，在第二代獲得豐碩的成果：忽必烈當政時，獲得默許可以在帝國的北部實施，後來帝國的南部也得到相當程度的改進，蒙古派駐在外的部將和以後的繼承人都比照辦理。整個民族所效忠的君王受到熏陶，接受漢族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他恢復各種古老的制度，被征服民族的法律、習尚甚至成見對戰勝者產生同化作用。這種用和平的手段獲取勝利的方式，曾經反覆地出現，主要在於漢人的數量眾多而且能夠忍受苦役。蒙古大軍逐漸在面積廣闊和人煙稠密的國家中消失。

皇帝樂於採用一種政治制度，使君王擁有實質利益的專制政體，臣民保有哲理、自由和孝順的虛名。忽必烈統治期間，學術文化、商業貿易、社會秩序和法律體制全都次第恢復，500英里長的大運河可以從南京通航到首都。他定都在北京，興建氣象萬千的壯麗宮廷，展現出亞洲最偉大君王的權勢和氣派。然而這位學識淵博的皇帝遠離祖先純潔而簡單的宗教，對於佛像頂禮膜拜，盲目推崇喇嘛和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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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儒家子弟和孔孟門徒的指責。忽必烈的繼承人任用大批宦官、醫師和術士，使皇宮受到玷污和玷辱，這時各行省發生饑荒，餓死的臣民達到1300萬人。成吉思汗崩殂後140年(1227—1368 A.D.)，墮落的後代致使朝政腐敗不堪，中國的漢族揭竿而起驅逐元朝統治者，蒙古皇帝在沙漠之中湮滅無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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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生民族革命運動之前，北京宮廷對皇室的獨立旁支已經喪失至高無上的權威(1259—1300 A.D.)，像是欽察、俄羅斯、察合台或河間地區、伊朗或波斯的大汗，由於距離遙遠而且權勢日增，這些皇帝的部將很快解除服從的責任。等到忽必烈過世後，他們對於威望不足的繼承人抱著藐視的態度，不願從他的手裡接受權杖或頭銜。他們按照各人所處的位置，維持簡樸的遊牧生活，或是享受亞洲城市的奢華。君王和他們的各旗同樣傾向於接受外來的宗教，在《福音書》和《古蘭經》之間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決定遵從穆罕默德的宗教。當他們接納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成為兄弟時，就與古老的蒙古以及中國的偶像崇拜斷絕了所有的關係。


 六、希臘帝國和君士坦丁堡逃過蒙古人入侵(1240—1304A.D.)

很多國家遭到毀滅，羅馬帝國能逃過一劫，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就在蒙古人入侵時，帝國的殘餘領土還被希臘人和拉丁人所瓜分。就像馬其頓人在歐洲和亞洲同時受到西徐亞牧人的壓迫一樣，他們並未具備亞歷山大那樣強大的實力。要是韃靼人實施圍攻，君士坦丁堡一定會落得和北京、撒馬爾罕和巴格達同一命運。拔都從多瑙河光榮而自動地撤軍，法蘭克人和希臘人認為獲得勝利，對敵人大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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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次的遠征行動中，拔都要用強行軍發動奇襲來攻擊愷撒的首都，但中途去世。他的弟弟別兒哥帶領韃靼部隊進入保加利亞和色雷斯，但是後來轉變作戰的方向，放棄進攻拜占庭，轉而前往北緯57度的諾夫哥羅德，根據居民的數量規定俄羅斯應繳納的貢金。

蒙古大汗與馬穆魯克建立聯盟關係來對付他的波斯同教弟兄，30萬人馬深入穿越德本的城門，希臘人對他們第一次發生國內戰爭應該感到欣喜。等到君士坦丁堡光復以後，米凱爾八世帕拉羅古斯前往遠離宮廷和軍隊的地方，在色雷斯的城堡受到2萬韃靼人的奇襲和包圍。不過他們進軍的目標完全出於私人的利害關係，要去解救土耳其蘇丹阿扎丁，對於皇帝本人和他的財富感到非常滿意。韃靼人將領諾加反抗欽察汗國第3任大汗蒙哥·帖木兒，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叛變，在阿斯特拉罕的各旗獲得永垂不朽的令名，他後來娶帕拉羅古斯的非婚生女瑪麗亞為妻，保護他的朋友和岳父的疆域。西徐亞人在後續的入侵行動中，主要的班底是一群亡命之徒和無家可歸的難民，還有數以千計的阿蘭人和科曼人，他們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想要結束漂泊的生活，接受徵召為帝國服役。

以上是蒙古人的侵略對歐洲帶來的影響。蒙古人的軍隊在開始時造成的恐怖，對於羅馬人在亞洲的和平不致帶來干擾，反而產生安定的作用。伊康的蘇丹要求與約翰·瓦塔西斯當面協商，約翰富有心機的策略鼓勵土耳其人，要防守他們的邊界對抗共同的敵人。這條防線很快就被摧毀，塞爾柱人受到奴役和蹂躪，使得希臘人面臨唇亡齒寒的危機。戰無不勝的旭烈兀提出恫嚇之詞，要率領40萬人馬進軍君士坦丁堡。尼斯的市民產生毫無理性的驚慌，他們產生恐怖的想像，這正是旭烈兀渴望達到的效果。偶然狀況下出現的遊行隊伍發出陰鬱的連禱聲：「仁慈的主!請將我們從韃靼人暴怒的手中拯救出來。」等於在倉促之間散佈攻擊和屠殺的報道。畏懼的心理產生盲目的輕信，尼斯街頭擁塞著數以千計無分男女的群眾，他們不知道應該逃向何處。等到軍方的官員肯定表示，能夠從想像中的敵軍手裡拯救城市，很多個時辰已經白白溜走。

幸好野心勃勃的旭烈兀和他的繼承人要轉去征服巴格達，敘利亞戰爭曠日持久，形成互有勝負的局面。蒙古人對穆斯林產生敵意，想與希臘人和法蘭克人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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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慷慨或是藐視的心理，願意把安納托利亞王國當作賜給亞美尼亞諸侯的報酬。塞爾柱君主國殘留的領土被埃米爾瓜分，他們佔領著城市和山區，都承認波斯的可汗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汗有時運用權威和武力阻止相互之間的搶奪，在土耳其的邊區保持和平與均勢。喀桑是成吉思汗家族最偉大和最有成就的君王之一，他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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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年5月31日)等於消除了最有效的控制力量。蒙古的衰亡留下了廣闊的權力空間，奧斯曼帝國從中急劇崛起，快速發展。


 七、奧斯曼的起源以及奧斯曼的入寇和統治(1240—1326A.D.)

等到成吉思汗退走以後，花剌子模的扎蘭丁蘇丹從印度回師，重新據有和防守他的波斯王國。在11年的時間裡，這位英雄人物親自參與了14次會戰。他的行動非常積極進取，曾經率領騎兵部隊在17天內從特夫利斯趕到克爾曼，行軍的距離約有1000英里。然而穆斯林君王的嫉妒和蒙古人數量龐大的軍隊，使他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最後一次作戰失利以後，扎蘭丁在羞辱狀況下葬身庫爾迪斯坦的山區。他的逝世使得一支百戰老兵部隊瓦解，以花剌子模人的名義，包括土庫曼人很多旗在內，他們自動歸附成為蘇丹的產業。那些膽識過人和實力強大的酋長入寇敘利亞，侵犯耶路撒冷的聖墓；比較謙遜的首領投入伊康的阿拉丁蘇丹麾下服務，這些人中間有奧斯曼世系出身寒微的祖先。

他們起先在阿姆河南岸的瑪漢和尼薩平原紮下營帳，這個位置在歷史上非常著名，是帕提亞帝國和土耳其帝國創始者打天下的發源地。索利曼沙王率領一支花剌子模人軍隊，他本人也許位於軍隊的後方，渡越幼發拉底河時慘遭溺斃。他的兒子奧托格魯成為阿拉丁的士兵和臣民，抵達桑加爾河岸的索古特設置有400戶的營地，在和平與戰爭之中統治達52年之久。他是沙曼(或稱阿什曼)的父親，阿什曼的土耳其名字與奧斯曼哈里發的稱呼混淆不清。要是我們將遊牧部落的酋長描述為牧人或強盜，這對他們的身份而言並沒有不敬或羞辱的意思。

奧斯曼擁有軍人應有的德性，有的地方還要高人一等。那個時代的環境和狀況有利於他的獨立和成功。塞爾柱王朝已經毀滅，蒙古可汗的距離遙遠而且開始沒落，他很快從高高在上者的控制之下獲得釋放。奧斯曼的位置處於希臘帝國的邊緣地區，《古蘭經》賜給他從事聖戰的權力，用來對抗那些失去正道的人。希臘人犯下戰略的錯誤，開放奧林匹斯山的隘路，邀請他從山地進入比提尼亞平原。直到帕拉羅古斯統治的時代，這些隘路都由地區的民兵部隊嚴密防守，安全是他們的報酬，他們同時也被免去應繳的稅捐。皇帝廢除他們的特權，他們仍舊擔負原來的任務，但要嚴格繳納貢金，這使他們忽略了對隘路的監控，強壯的山民墮落成為一群戰慄的農夫，就會喪失戰鬥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氣。

公元1299年7月27日，奧斯曼首次入侵尼科米底亞地區，準確無比的日期像是在揭露一些預兆，這個迅速成長的怪物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在他統治的27年間(1299—1326 A.D.)，編年史一再顯示出類似的入侵行動。俘虜和自願投效人員加盟，使世襲的部隊在每次戰役以後人數倍增。他並沒有撤回山區，只是維持用處最大和最易防守的哨所，加強最早搶劫的城鎮和堡壘的守備力量，在立國初期的首都興建浴場和宮殿，拋棄遊牧生活。奧斯曼在風燭殘年時，才接到佔領普魯薩這個極受歡迎的消息，是在饑饉或背叛狀況下向領軍的兒子烏爾汗開城投降。然而奧斯曼的光榮事跡主要是為後代奠定帝國的基礎，土耳其人抄錄或撰寫了一份皇家遺囑，提到他最後的忠告，要求繼承人行事要公正、態度要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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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烏爾汗征服比提尼亞和建立奧斯曼帝國(1310—1523A.D.)

我們或許可從普魯薩的被攻佔知道奧斯曼帝國建立的確切年代。基督徒臣民的生命和財產要想獲得保障，必須繳納3萬克朗的黃金作為貢金或贖款。烏爾汗辛勤工作，使城市的外觀達到伊斯蘭首都的規模，普魯薩的皇家建築被一座清真寺、一所學院和一所醫院裝點得富麗堂皇。塞爾柱帝國發行的錢幣改用新王朝的稱號和銘記。這裡有最優秀的教授精通文理和神學的知識，從那些傳習東方學術的古老學校，將波斯和阿拉伯的學生吸引過來。首相的職位被授予烏爾汗的弟弟阿拉丁，制定不同的服裝使市民有別於農夫，從穆斯林當中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是不信者。奧斯曼所有的部隊都是組織鬆散的土庫曼騎兵，他們服役無須支付薪餉，作戰毫無紀律可言。但是他的兒子很有遠見而且做事謹慎，首先建立並訓練一支正規的步兵部隊。只要很少的俸給就可以徵召數量龐大的自願人員，他們平時被允許住在家裡，直到收到進入戰場的號令。

這些成員的舉止非常粗俗，天生有叛逆的習氣，使得烏爾汗傾向於訓練年輕的俘虜成為他的士兵，這也是先知過去曾經運用過的方式。土耳其的農夫仍舊獲准騎在馬背上，追隨他的旗幟去作戰，能夠滿足他們的心願，獲得「劫掠者」的稱呼。他運用這種方式編成一支由2.5萬名穆斯林組成的軍隊，建造了很多投射和衝撞的機具，有效的攻城隊列可以實施圍攻作戰，將之運用在尼斯和尼科米底亞兩座城市，第一次使用就能獲得成功的經驗。任何人想要帶著家庭和財物離開，烏爾汗都同意發給他們安全通行許可，但是陣亡人員留下的寡婦要嫁給獲得勝利的征服者。褻瀆神聖的掠奪物品，像是書籍、瓶飾和聖像，都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去出售或求贖。

皇帝安德洛尼庫斯三世被奧斯曼的兒子擊敗，本人也受了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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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爾汗攻佔整個比提尼亞行省(王國)(1326—1339A.D.)，最遠到達博斯普魯斯和赫勒斯滂這兩個海峽的岸邊。基督徒認為他的統治不僅公正而且仁慈，吸引亞洲的土耳其人自願依附。然而烏爾汗對埃米爾這個謙遜的頭銜感到滿意，像是羅姆或安納托利亞的君王，都列入他的友伴名單。得到傑米亞和卡拉馬尼亞的埃米爾給予增援以後，他的軍勢大振，每位埃米爾都可帶4萬人馬進入戰場，他們的領土都位於塞爾柱王國的心臟地區(1300 A.D.)。神聖的武士雖然將姿態放得較低，卻在希臘帝國裡成立新的公國，就歷史的觀點而論據有更重要的地位。濱海的國度從普羅蓬提斯海到米安得河以及羅得島，長久以來受到威脅和頻繁的劫掠，大約是在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在位的第30年時完全淪陷(1312 A.D.)。

兩位土耳其族長沙魯汗和艾丁留下征服的令名，也嘉惠後裔子孫。亞洲的7個教會遭到敵人的擄掠或是陷入毀滅的命運。愛奧尼亞和呂底亞的領主仍舊在踐踏希臘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紀念物。等到喪失以弗所以後，基督徒哀悼《啟示錄》上第一位天使的隕落和第一個燭台的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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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蹂躪和破壞極其徹底，令人難以置信，狄安娜的神廟和瑪利亞的教堂都使好奇的旅客找不到任何遺跡。拉奧狄凱亞的賽車場和3座雄偉的劇院，現在成為野狼和狐狸棲息的廢墟。薩爾代斯沒落成為悲慘的小村。穆罕默德的真主缺少敵手也沒有兒子，可以在提阿提拉和帕加馬的清真寺受到頂禮膜拜。西麥拿依賴法蘭克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國外貿易，才能維持人煙稠密和市場興旺的狀況。只有菲拉德爾菲亞靠著預言或勇氣獲得拯救，它的位置離海有很長一段距離，早已被希臘皇帝遺忘，四周都是土耳其人，形成被包圍的態勢。英勇的市民保衛他們的宗教和自由達80年之久，最後還是投降，給奧斯曼帝國帶來最大的驕傲。在亞洲的希臘殖民地和教會當中，只有菲拉德爾菲亞仍舊巍然屹立，能夠在殘破的地區一枝獨秀，這是可喜的例證：榮譽和安全有時會是同一條路徑。

在羅得島建立的耶路撒冷的聖約翰騎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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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遭受奴役統治的命運延後兩個世紀以上(公元1310年8月15日—1523年1月1日)。在軍事階級的紀律要求之下，這座島嶼不僅鼎鼎有名而且極為富有。出身高貴和愛好戰爭的僧侶，無論在陸地上還是海上都有顯赫的聲威，成為基督教世界的屏障，刺激土耳其人和薩拉森人運用武力，卻出師無功反而被擊退。

希臘人內部的權力傾軋帶來被毀滅的苦果，安德洛尼庫斯家族祖父和孫兒的內戰時期，奧斯曼的兒子幾乎沒有遭到抵抗就完成了對比提尼亞的征服。類似的混亂情況激勵呂底亞和愛奧尼亞的土耳其埃米爾建造一支艦隊，好去搶劫鄰近的島嶼和歐洲的海岸(1341—1347 A.D.)。坎塔庫澤努斯要保護自己的生命和榮譽，為了預防敵人的行動，只有倣傚他們的做法，請來宗教和國家的公敵來援助自己。

阿彌爾是艾丁的兒子，在土耳其的長袍下隱藏著希臘人的仁慈和優雅。他用彼此的尊敬和互惠的服務與皇家內衛統領結盟，他們之間的友誼就那個時代虛榮的修辭語法來說，可以比擬為古代的俄瑞斯特斯與皮拉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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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朋友受到忘恩負義宮廷的迫害將有大禍臨頭的消息，愛奧尼亞的君王立即在西麥拿集結一支有300艘船的艦隊，加上2.9萬人的軍隊，隆冬季節啟航，到達赫布魯斯河口拋錨停泊。他帶著精選的2000名土耳其人，沿著河岸進軍前去救援被野蠻的保加利亞人圍困在德摩提卡的皇后。在這個不幸的時刻，他所摯愛的坎塔庫澤努斯要逃向塞爾維亞，敵情不明的狀況下，保守秘密關係到個人的存亡。然而極為感激的艾琳急著見到她的救命恩人，邀請他進入城市，隨著她的信件送去的禮物是貴重的衣服和100匹駿馬。這位文雅的蠻族有種特別敏感的氣質，拒絕在不幸的朋友缺席的狀況下去拜訪他的妻子，更不願去享受宮殿的奢華和舒適。在寒冷的冬天，他堅持留在自己的帳篷裡，同時也推辭慇勤的接待，他要與2000位同伴共同經歷艱苦的生活，這些同伴都與他一樣配得上至高的榮譽和名聲。他從海上和陸地發起掠奪性的入侵，因為物資的需求和報復可能使得師出有名。他留下9500人保護艦隊的安全，鍥而不捨地搜索坎塔庫澤努斯的下落，始終沒有結果。最後他收到一封虛假的信，加上氣候非常嚴酷，不聽約束的部隊發出喧囂的吵鬧聲，戰利品和俘虜愈來愈多，這令他倉促登船返回。

愛奧尼亞的君王在內戰進行期間曾經兩次回到歐洲，率領他的軍隊加入皇帝的陣營，圍攻帖撒洛尼卡，並且對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脅。他未盡全力的援助、非常匆忙地率軍離開，以及接受拜占庭宮廷1萬克朗的賄賂，不僅引起世人的誹謗之辭而且受到多方指責，但是他的朋友坎塔庫澤努斯感到十分滿意。阿彌爾為自己的行為提出的借口，他有更神聖的責任，要保護世襲的領土不能讓拉丁人奪走。土耳其人的海上實力聯合教皇、塞浦路斯國王、威尼斯共和國以及聖約翰騎士團，成為一支值得嘉許的十字軍。他們的戰船進犯愛奧尼亞海岸，阿彌爾企圖從羅得島騎士手裡奪回西麥拿的要塞，被弓箭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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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逝世前很大方地推薦自己族裡另一位盟友，雖然沒有他那樣的誠摯和熱心，但是由於所處的位置靠近普羅蓬提斯海，就在君士坦丁堡的對面，可以迅速提供有力的援助。

比提尼亞的土耳其君王期望簽訂更為有利的條約，撤銷對薩伏伊的安妮所做的保證。自負的烏爾汗提出最嚴正的聲明，要是他能娶坎塔庫澤努斯的女兒為妻，就會永遠履行身為臣民和兒子的責任(1346 A.D.)。滿足野心的需要使父愛之情的訴求噤若寒蟬，希臘教士對基督教公主與穆罕默德信徒的婚事抱著默許的態度。狄奧多拉的父親帶著羞愧的滿意神色，描述有辱紫袍尊嚴的事件。使臣在一隊土耳其騎兵的伴隨之下，到達塞利布裡亞，然後在30艘船組成的船隊的陪伴下登岸，位置正在烏爾汗的營地前面。一座富麗堂皇的天幕搭建起來，艾琳皇后和她的女兒在此處過夜。到了早晨，狄奧多拉登上寶座，四周圍繞著絲質和黃金的帷幕。部隊全副武裝，只有皇帝騎在馬背上。信號一發出，帷幕突然全部被撤除，顯露出新娘，也可以說是政治的犧牲品，她身邊環繞著跪下的宦官和婚禮的火炬。長笛和喇叭的音樂宣告喜悅的時刻已經來臨，合巹之歌的主題是她那虛假的幸福，被那個時代所有的詩人歌頌。沒有舉行教堂的儀式，狄奧多拉被交付給蠻族出身的丈夫，但是已經有約在先，她在布爾薩的閨房可以保留原來的宗教信仰，她的父親稱許她在這種曖昧的情況下能夠保持慈善和虔誠。在他為君士坦丁堡的統治打下和平的基礎以後，希臘皇帝拜訪他的土耳其盟友，烏爾汗帶著不同妻妾生的4個兒子在亞洲海岸的斯庫塔利與他見面。兩位君主帶著誠摯的態度享受宴會和狩獵的娛樂。狄奧多拉得到同意可以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與她的母親在一起相處幾天。但是烏爾汗的友誼只是為了自己的宗教和利益，在熱那亞戰爭期間，他加入坎塔庫澤努斯敵人的陣營，並沒有絲毫羞愧之感。

奧斯曼君王與安妮女皇簽訂的條約中加入了一項特別的條件，他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合法出售俘虜，或是轉運到亞洲。一群赤身裸體不分男女老幼的基督徒，不論是教士還是僧侶，是貴婦還是處女，全都被陳列在公開的奴隸市場，經常被皮鞭抽打，讓人產生不忍之心，很快付出贖款。貧窮的希臘人為他們的同胞遭遇這種下場而悲傷不已，這些人無論在世俗還是精神方面，都陷入極其悲慘的奴役生活。
[416]

 坎塔庫澤努斯被迫簽署同樣性質的條款，這方面的執行工作對帝國帶來更不利的影響：一支由1萬土耳其人組成的隊伍被派來協助安妮女皇，但是烏爾汗的全部力量都用來為他的岳父效勞。然而這些災難是暫時現象，暴風雨一旦過去，流亡在外的人員會回到他們的家鄉。等到內戰和國外戰爭結束以後，亞洲的穆斯林全部從歐洲撤離。坎塔庫澤努斯在最後一次爭執中，對他的被監護人施以深刻而致命的傷害，他的繼承人根本沒有能力平息這種仇恨。後來他用神學對話來攻擊先知穆罕默德，這只能算是輕微的贖罪行為。

現代土耳其人不清楚本國的歷史，混淆最初和最後渡過赫勒斯滂海峽的狀況，把烏爾汗的兒子描述為夜間行動的強盜，基於策略的需要帶著80位同伴，前去探勘充滿敵意的未知海岸。事實上索利曼率領1萬人馬，使用希臘皇帝提供的船隻運過去，並且被皇帝當成朋友。在羅馬尼亞的內戰中，他執行軍隊的勤務，也犯下很多的過失。切森尼蘇斯逐漸佈滿土耳其人，拜占庭宮廷要求歸還色雷斯的堡壘，但沒有產生效果。奧斯曼的君王和他的兒子用欺詐的手段經過一番拖延以後，要求的贖金是6萬克朗。在繳納第一次付款時發生地震，給行省的邊牆和城市帶來災害，土耳其人佔領遭到摧毀的地點。加利波利是控制赫勒斯滂海峽的門戶，索利曼的政策是要重建並且移殖人口。坎塔庫澤努斯的遜位解除了聯姻產生的權利義務關係，何況這種關係的拘束力極其薄弱。他在最後向同胞提出警告，必須明瞭自己在軍隊的數量、作戰的士氣、訓練的程度和宗教的狂熱等方面的弱點，不要與穆斯林發生無謂的衝突和鬥爭。這種逆耳的忠言被任性和自負的年輕人嗤之以鼻，奧斯曼的勝利很快證實他所言不虛。然而索利曼在教練場操練戰鬥動作時，不慎墜馬身亡，年邁的烏爾汗為英勇的兒子的早逝而痛哭流涕，竟然在他入葬前去世。


 九、穆拉德一世建立「新軍」和對歐洲的戰事(1360—1389A.D.)

然而希臘人已經沒有時間享受敵人亡故所帶來的快樂，土耳其人的彎刀在穆拉德一世的手裡揮舞得同樣激烈，他是烏爾汗的兒子也是索利曼的弟弟。我們從暗淡無光的拜占庭編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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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得知，他在毫無抵抗之下佔領了整個羅馬尼亞(色雷斯行省)，從赫勒斯滂海峽一直到海姆斯山，還有首都的周邊地區。他為了掌握歐洲的政治和宗教，選擇哈德良堡作為皇家的指揮中樞。君士坦丁堡的衰亡幾乎與它的興建同時發生，在1000年飛逝而過的時光當中，經常受到東部和西部蠻族的攻擊。但是希臘人從來沒有遇到像現在這樣致命的狀況，一個帶著敵意的國家的軍隊從亞洲和歐洲兩邊對君士坦丁堡形成包圍。然而穆拉德出於謹慎或慷慨著眼，對這個易於征服的目標延緩了片刻進攻的時間。

約翰五世帕拉羅古斯皇帝和他的4個兒子，聽從奧斯曼君王在宮廷或軍營發出的召喚，經常用卑恭的態度隨侍在他的身邊，他那自負的性格得到很大的滿足。穆拉德出兵征討多瑙河與亞得裡亞海之間的斯拉夫民族，像是保加利亞人、波斯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這些好戰的部落過去不斷侮辱帝國的尊嚴，現在卻為穆拉德的毀滅性入侵一再受到致命的打擊。這些國家出產的金銀數量稀少，缺乏興旺富裕的生產條件和商業活動，農村和市鎮不能提供奢華的生活。但是當地的土著無論在任何時代，都以心智和身體的堅強冷酷著稱於世，要是採取明智的策略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就會成為奧斯曼帝國建立偉大事功最堅定和忠誠的支持者。

穆拉德的首相提醒君主，按照伊斯蘭的法律，他有資格獲得五分之一的戰利品和俘虜，這樣的徵稅任務很容易達成，只要將機警的官員派駐在加利波利嚴密監視水道，或是選出身強體壯或容貌英俊的基督徒青少年供以後使用。他接受首相提出的意見，隨之頒布敕令，對數以千計年輕的歐洲俘虜施以宗教和軍事的訓練。一位著名的苦行僧對這支新的民兵部隊舉行奉獻和命名儀式，他站在隊伍的排頭，把長袍的衣袖伸展出來蓋在前列一名士兵的頭上，說出祝福的辭句：

讓我把他們稱為「新軍」，讓他們有容光煥發的面孔!有永保勝利的手臂!有鋒利無比的刀劍!長矛總是掛著敵人的頭顱!不論他們到哪裡去作戰，一定會趾高氣揚地班師回朝!

一支鷙悍的部隊最早就是這樣編成的，每個國家都畏之如虎，就連蘇丹本人有時也感到膽戰心驚。從現在來看，他們的勇氣已經喪失，紀律完全鬆弛，喧囂的隊伍無法適應現代戰術的要求，使用的武器和兵法都已落伍。但是在「新軍」剛設立的時代，他們在戰爭的各方面都擁有決定性的優勢。基督教世界的君王沒有一位能維持一支常備的步兵部隊，施以持續的訓練和支付固定的薪俸。新軍在作戰時用「皈依正道」的狂熱信仰來對付「偶像崇拜」的同胞。斯拉夫部落無論是精誠團結還是單獨行動，最後都在科索沃會戰中被擊成齏粉。等到征服者步行巡視戰場，他提到大部分陣亡人員都是沒有鬍鬚的青年，首相的回答帶著奉承的口氣，那就是年齡和智慧會給敵人帶來教訓，抗拒他的軍隊等於以卵擊石。可是新軍無法用長劍保護他免於絕望中短刀的一擊，一名塞爾維亞士兵從死屍堆中猛撲過來，穆拉德的腹部被洞穿，受到致命的重傷。奧斯曼的孫子個性溫和、穿著樸素、好學不倦、操守廉潔，但是他在公眾祈禱的場合經常缺席，使得穆斯林大為憤慨。態度強硬的法學家為了糾正他的行為，在一個民事訴訟案件中拒絕接受他提出的證詞。混合奴役制度和自由權利的法制精神，在東方的歷史中倒是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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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巴耶塞特一世在歐亞兩洲的進軍和勝利(1389—1403A.D.)

巴耶塞特是穆拉德一世的兒子和繼承人，從綽號「雷霆」就把可以看出他的個性，光榮的稱呼來自心靈的熾熱活力和帶來毀滅的快速進軍。在他14年的統治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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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率領軍隊在不斷地運動，從布爾薩到哈德良堡，從多瑙河到幼發拉底河，雖然費盡力氣傳播他的法律，仍然帶著毫無偏私的雄心壯志，在歐洲和亞洲侵犯基督徒和伊斯蘭君王所擁有的權益。從安哥拉到阿馬西亞和埃爾澤魯姆，安納托利亞的北部地區全部降服聽命行事。他對於傑米亞和卡拉馬尼亞如兄弟一樣的埃米爾，以及艾丁和沙魯汗這兩位酋長，全部奪去他們的繼承權利。等到征服伊康以後，奧斯曼王朝使古老的塞爾柱王國獲得重生。巴耶塞特在歐洲的征服行動同樣快速和重要，他把奴隸制度的正常要求和方式，強加在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身上之後，立即渡過多瑙河，要在摩達維亞的腹地尋找新的敵人和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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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在色雷斯、馬其頓還是色薩利，雖然表面上依附希臘帝國，但實際上承認一位土耳其人是他們的主子。有位逢迎的主教引導他通過溫泉關的門戶進入希臘。

我們要提到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一位西班牙首領的孀婦佔據了德爾斐神諭的古老宗教中心，犧牲美麗的女兒來獲得巴耶塞特的好感。土耳其人連接歐洲和亞洲的交通線不僅危險而且可疑，直到他把一隊槳帆船配置在加利波利，問題才得到完滿解決。在這裡可以控制赫勒斯滂海峽，攔截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援軍。國君能夠縱情於毫無限制的不公和殘酷，卻把最嚴苛的法條強加在士兵身上，他們被要求謙恭有禮而且禁絕飲酒。在他的營地控制範圍內，種植的作物要和平地收割和出售。法律體制的鬆弛和敗壞使他勃然大怒，他就把統治下的法官和律師全部關在一個房間裡，這些人知道大事不妙，如果放一把火，只要片刻工夫他們就會全部化為灰燼。他的大臣心存畏懼只有保持沉默，但是一名埃塞俄比亞的小丑敢於插科打諢，諷刺這種殘暴行為的真正原因，提出只有給予宗教法官足夠的薪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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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會讓他們找到貪污的借口。

埃米爾這個寒磣的頭銜不再適合奧斯曼的上國風範，巴耶塞特不惜放下身段，從哈里發的手裡接受蘇丹的職稱和特權。這些哈里發在埃及尸位素餐，成為馬穆魯克控制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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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耶塞特不願再進行這種毫無意義的效忠，但迫於輿論只有讓步，由土耳其征服者向阿拔斯的家族和阿拉伯先知的繼承人致敬。蘇丹被神聖的頭銜應有的義務激起萬丈雄心，率領軍隊轉過來對付匈牙利王國，這裡是土耳其人不斷上演勝利和敗北的舞台。匈牙利國王西吉斯蒙德是西部兩位皇帝的兒子和兄弟，他的成敗關係著歐洲和教會的命運。聽到他面臨危險的消息，法蘭西和日耳曼最勇敢的騎士，在他的旗幟和十字架之下發起急切的進軍。巴耶塞特在尼科波裡斯會戰(公元1396年9月28日)中，擊敗由10萬基督徒組成的聯軍。他們在會戰前很驕傲地吹噓，要是天空垮下來，他們可以用長矛將它撐住。大部分人員不是被殺就是被趕進多瑙河，西吉斯蒙德利用大河和黑海逃到君士坦丁堡，後來又繞了很大一個圈子返回民窮財盡的王國。

巴耶塞特獲勝以後不可一世，提出威脅要圍攻布達，征服日耳曼和意大利這些鄰近的國家，然後進入羅馬的聖彼得教堂，在祭壇上用一個蒲式耳的燕麥餵他的馬。他的計劃受到阻撓，靠的不是使徒充滿奇跡的干預，也不是基督教強權的十字軍，而是他的痛風發作，帶來長時間難以忍受的折磨。精神的錯亂有時用治療肉體疾病的方式來加以矯正，個人的體液不調影響到筋骨和組織，結果使整個民族免於遭到悲慘的命運。

以上是匈牙利戰爭的一般敘述，但是法蘭西人釀成災禍的冒險行動，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歷史記載，可以用來說明巴耶塞特的勝利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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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公爵是法蘭德斯的統治者，也是查理六世
[424]

 的叔父，他的兒子是訥韋爾的約翰伯爵，豪爽和熱情的個性獲得父親的讚許。4位諸侯願意陪伴大無畏的青年，這些法蘭西王國的領主都是他的表兄弟。德·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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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是基督教世界技術最好、資格最老的船長，可以引導這些沒有航海經驗的貴族。但是法蘭西的傭兵司令、水師提督和元帥
[426]

 ，指揮的軍隊人數沒有超過1000名騎士和扈從。光輝的姓氏是專橫的泉源和法紀的禍根，這麼多人渴望獲得指揮權，沒有人願意服從他人。他們的民族精神是瞧不起敵人和盟友。大家都相信巴耶塞特會逃走，否則必定滅亡，於是都在計算多快可以去拜訪君士坦丁堡和解救聖墓。當探子前來報告土耳其人已經接近，這群衣著華麗毫無頭腦的年輕人正在舉辦宴會，已經被酒精刺激得士氣高昂。他們立即披上鎧甲，跨上戰馬，全速馳向前鋒，將西吉斯蒙德的勸告看作對他們的侮辱，認為是要剝奪他們上前線進攻的權利和榮譽。要是法蘭西人聽從匈牙利人審慎的意見，尼科波裡斯會戰就不會敗北；如果匈牙利人也像法蘭西人那樣英勇，他們就會獲得光榮的勝利。他們驅散第一線的亞洲部隊，突破一道木樁的防壁，那木樁打進地裡，用來對付騎兵的衝鋒。經過一番血戰以後，連新軍也都抵擋不住。當時樹林裡殺出無數的騎兵部隊，從四面八方衝向少數無畏的戰士，最後法蘭西人還是被擊潰。就行軍的速度、行動的保密性、會戰的隊形還是部隊的調動而言，都極為出色，就是敵人也對巴耶塞特的軍事才能非常欽佩。

他們指控巴耶塞特濫用勝利的特權過於殘酷。訥韋爾伯爵和24位領主留下來，拉丁通事將他們的出身和財富都查得清清楚楚，其餘那些經過整天的殺戮還能保住性命的法蘭西俘虜，都被領到他的寶座前，要是拒絕放棄他們的信仰，就會當著他的面陸續受到斬首的懲處。蘇丹對於損失最勇敢的新軍感到極為憤怒，據稱在接戰的當天夜晚，法蘭西人在屠殺土耳其俘虜，如果確有其事，那麼蘇丹後來的行為也只是合法的報復而已。一位騎士受到赦免，允許他返回巴黎，談起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懇求盡快贖回高貴的俘虜。就在這個時候，訥韋爾伯爵以及法蘭西的諸侯和貴族，跟隨著土耳其人設置營地的隊伍，全被拖曳著進行徒步行軍，被當成振奮人心的戰利品展現給歐洲和亞洲的穆斯林，並且關在戒備森嚴的布爾薩，這裡是巴耶塞特經常駐蹕的首都。蘇丹每天承受著壓力，被要求為他的殉教者血債血償，但是他曾經宣佈饒他們一命，無論是大發慈悲還是下令處決，他都不能食言。

等到信差歸回，法蘭西和塞浦路斯國王的說項和送來的禮物，使他確定這些俘虜奇貨可居：呂西尼昂送給他一個精工製作的金質鹽瓶，這件藝術品價值1萬達克特；查理六世很快經由匈牙利送來一對挪威獵鷹、6匹馬滿載著紅色布料、蘭斯質量最好的亞麻布以及阿拉斯的掛毯，上面織出亞歷山大大帝作戰的圖案。經過一番耽擱以後(主要是路途遙遠的關係，並不是在耍手段)，巴耶塞特同意接受20萬達克特的贖金，然後釋放訥韋爾伯爵和倖存的諸侯和貴族：著名的勇士波西考特元帥非常慶幸自己被包括在內；法蘭西的水師提督已經陣亡；傭兵司令和德·庫西老爹死在布爾薩的監獄。這筆龐大的款項因為多了臨時費用而倍增，主要落在勃艮第公爵的身上，還是由法蘭德斯的臣民來負擔。根據封建法的規定，他們有義務捐助經費，為領主的長子供應騎士的需要和被俘的贖金。為了能夠忠實償還債務，熱那亞商人擔任保證人，總數以付款金額的5倍計算，在一個戰爭頻仍的時代得到的教訓是，商業和信用與各國的社會狀況產生緊密的關係。

條約規定法蘭西的俘虜應該立下誓言，不得再拿起武器對抗釋放他們的征服者，但巴耶塞特自願廢除這項氣度狹隘的限制條件，他對勃艮第的繼承人說道：

我根本瞧不起你的誓言和你的軍隊。你還年輕，可以立下志向，洗刷騎士生涯第一次的羞辱和不幸。把你的戰力集結起，大聲宣佈你的企圖。巴耶塞特在此特別提出保證，樂於再次和你在戰場決一勝負。

他們離開之前，在布爾薩宮廷享受自由的生活和友善的接待。法蘭西的諸侯稱讚奧斯曼家族的氣派，狩獵的編組和設備極其龐大，共有7000名獵人和7000名鷹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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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巴耶塞特當著他們的面命令將一名內侍的肚皮破開，因為有人申訴他偷喝一名貧窮婦人的羊奶。這種主持正義的行為使外鄉人感到大為驚詫，但是就蘇丹的正義而言，權衡證據的輕重或是考量罪行的大小，是他所不屑為之的。


 十一、兩位皇帝治下極其悲慘和衰弱的希臘帝國(1355—1425A.D.)

約翰五世帕拉羅古斯脫離監護人的壓制獲得自由以後，又繼續統治36年之久，對於公眾的災難和國家的困苦，他看起來像一個毫無希望和漠不關心的旁觀者。只有戀愛或者色慾能夠激起他熱烈的情緒，能夠擁抱這座城市的妻妾和處女，土耳其的奴隸會忘懷身為羅馬皇帝所受的恥辱。約翰的長子安德洛尼庫斯在哈德良堡，與穆拉德的兒子索澤斯交情很深，結成犯罪的盟友，兩個年輕人陰謀奪取父親的權力和性命。穆拉德親自來到歐洲，很快發現並且撲滅了這個草率的詭計，索澤斯的眼睛被弄瞎。奧斯曼君主對這位視為家臣的皇帝施加威脅，除非約翰用同樣的方式懲處自己的兒子，否則就會把他當成同犯和敵人。帕拉羅古斯聽到以後驚懼萬分，只有遵命行事，殘酷的預防措施把罪犯安德洛尼庫斯的兒子約翰也牽涉進去，未成年的無辜者受到同樣的定罪宣判。手術的實施不知是故意放水還是技術欠佳，其中一個還有一隻眼睛保留視力，另外一個像是患有斜視的病變。

兩位王子被剝奪繼承權，關在阿內馬的高塔。第二個兒子是虔誠的曼紐爾，成為統治的國君，獲得的報酬是帝國的冠冕。然而過了兩年以後，拉丁人的騷動和希臘人的輕浮引發一場革命，兩位皇帝被幽禁在高塔，而那裡的兩名囚犯登上寶座。帕拉羅古斯和曼紐爾又用了兩年的時間獲得逃脫的工具。這樣的安排完全出於一位僧侶的法術或妙計，可以輪替享有天使或惡魔的盛名。他們逃到斯庫塔裡，擁護者揭竿而起支持復國大業。拜占庭的兩個黨派展現出強烈的野心和相互的怨恨，就像愷撒和龐培要爭奪主宰世界的帝國。

羅馬世界現在已經縮小到色雷斯的一隅之地，夾在普羅蓬提斯海和黑海之間，長寬各為50英里和30英里。如果剩下的君士坦丁堡不是在財富和人口方面仍舊比得上一個王國的話，僅就面積而言還不如日耳曼和意大利最小的公國。為了恢復公眾的和平，人們發現需要分割帝國這塊剩餘的領土，就在帕拉羅古斯和曼紐爾留下來據有首都時，幾乎所有城牆以外的地區全部讓給瞎眼的君王，這兩位把居所安置在羅多斯托和塞利布裡亞。希臘帝國的王權在安寧中沉睡不醒，約翰五世帕拉羅古斯的激情比起理性和精力更能持久，他從寵愛的嫡子手裡奪走綺年貌美的特拉布宗公主。當衰弱的皇帝費盡力氣要完成婚事時，他派遣曼紐爾和100位最高貴的希臘人，聽從奧斯曼政府專橫的召喚，他們在巴耶塞特的麾下光榮參戰。一項加強君士坦丁堡防禦能力的計劃引起猜疑，奧斯曼君王提出威脅要使他們命喪黃泉，新的工程立即全部被夷為平地。設若這個最後的羞辱是帕拉羅古斯致死的原因，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稱譽的事。

曼紐爾最早獲得父皇崩殂的信息，偷偷地逃離布爾薩的皇宮，登上拜占庭的寶座。巴耶塞特對於失去這樣貴重的人質，絲毫不以為意，表現出自負的神色。當他在歐洲和亞洲持續從事征服行動時，留下皇帝與瞎眼的親戚塞利布裡亞的約翰糾纏不休。約翰經過8年的內戰來伸張長子繼承的權利。常勝的蘇丹有偉大的抱負，最後指向攻佔君士坦丁堡。但是他聽從了首相的勸告，這樣一個冒險行動會使基督世界的勢力聯合起來，形成另一次實力更為強大的十字軍東征。他致皇帝的信函中如此說道：

奉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我們所向無敵的彎刀使整個亞洲俯首稱臣，歐洲很多大國也都甘拜下風，現在只有君士坦丁堡這座城市還在負隅頑抗，事實上你在城牆的外面已經是一無所有。放棄這座毫無希望的城市，提出你要求的報酬吧!否則你和你那不幸的民眾，就會嘗到草率拒絕帶來的苦果。

雖然如此，他的使臣仍受到教導：說話的口氣要溫和。最後拜占庭宮廷用順服和感恩的態度來簽署和平條約，以每年3萬克朗黃金的代價買到10年的停戰協定。希臘人對於公眾要容忍穆罕默德的律法感到深惡痛絕。巴耶塞特對於設立一位土耳其宗教法官，在東方教會的最大都市興建一座皇家清真寺，認為是最大的榮譽和樂事。但是永不休息的蘇丹很快違反了停戰協定，起因是塞利布裡亞的君王那位合法的皇帝，一支奧斯曼的軍隊再度威脅君士坦丁堡，悲痛的曼紐爾只有懇求法蘭西國王的保護。面容哀傷的使臣獲得很多同情以及若干協助，指揮援軍的責任還是被托付給波西考特元帥，他一心想要報復被俘虜的羞辱，燃起宗教狂熱的騎士精神。他率領4艘戰船從艾格穆爾特航向赫勒斯滂海峽，土耳其人在入口處配置17艘槳帆船擔任防衛，但還是被他打開一條通路。他們在君士坦丁堡登岸，600名全副武裝的戰鬥人員和1600名弓箭手前來支援。援軍在鄰近的平原接受檢閱，對於數量眾多的希臘人置之不理，沒有讓他們加入隊列之內。波西考特到來以後，首先解除了海上和陸地的封鎖，巴耶塞特快速的分遣艦隊被趕走，不敢逼近，保持在相當的距離之外，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堡壘被皇帝和元帥強行攻佔，兩人並肩作戰都是同樣的奮不顧身。

奧斯曼土耳其人增加兵力很快返回，無畏的波西考特經過一年的奮鬥，發現這個國家已經無法供應薪餉和給養給他的士兵，最後只有下定決心撤離。元帥願意陪同曼紐爾拜訪法蘭西宮廷，讓他可以親自提出懇求以獲得人員和經費。同時元帥也提出勸告，要他趁這個機會結束國內所有的爭執，應該讓瞎眼的競爭者登上寶座。建議事項獲得同意，塞利布裡亞的君王被引進都城。放逐的人員看起來要比統治者更為幸運，這是公眾的不幸。土耳其蘇丹並沒有讚許他的家臣終於獲得成功，反而認為自己對這座城市擁有主權。約翰皇帝拒絕後，戰爭和饑饉的災禍更將君士坦丁堡壓得喘不過氣來。對付這樣一個敵人，祈禱和抵抗都不能產生效用。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要不是出現更為強大的蠻族，土耳其蘇丹就會吞食到手的獵物。帖木兒(或稱泰摩蘭)的勝利使君士坦丁堡的滅亡延後50年，此一重大事件雖然純屬意外，但也可以用來展現蒙古征服者的生平和性格。


 譯名表

Aboulmahasen　阿波瑪哈森

Absynth　阿布辛什谷

Abubeker　阿布伯克爾

Abulfeda　阿布爾菲達

Abulgasi Bahadur Khah

阿布加齊·巴哈杜爾汗

Abulpharagius Gregory　阿布法拉吉烏斯

Abydus　阿比杜斯

Accaioli　阿卡奧利

Achaia　亞該亞

Acre　亞克

Acropolita　阿克洛波利塔

Actium　阿克興

Adam Smith　亞當斯密

Adel　阿迪爾

Adelais　亞迪拉斯

Adhed　阿德澤德

Adhemar　阿德瑪

Aetolia　伊托利亞

Agnes　阿格尼斯

Aidin　艾丁

Aiguesmortes　艾格穆爾特

Aimoin　阿莫因

Akshehr　阿克息爾

Alani　阿蘭人

Albemarle　阿爾貝瑪勒

Albert I　亞伯特一世

Albert　阿爾伯特

Albigeois　艾伯塔異端

Alexius Comnenus　阿歷克塞·科穆尼努斯

Alexius Strategopulus　阿歷克塞·斯特拉提戈普盧斯

Allatius　阿拉提烏斯

Almeric　阿爾梅裡克

Amadis　阿馬迪斯

Amalphi　阿馬爾菲

Amalric　阿瑪裡克

Amasia　阿馬西亞

Amauri　阿毛裡

Amedee　阿梅德

Amiens　亞眠

Amir　阿彌爾

Ammianus Marcellinus　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

Amogavare　瓦爾人

Amurath I　穆拉德一世

Anderson　安德森

Andronicus　安德洛尼庫斯

Andros　安德羅斯

Anema　阿內馬

Anjou　安茹

Aphdal　阿菲達爾

Apocaucus　阿波考庫斯

Apollonius　阿波羅尼烏斯

Apri　阿普裡

Apulia　阿普裡亞

Aquila　老鷹號

Aquilo　北風號

Arcadius　阿爾卡狄烏斯

Archelais　阿徹拉伊斯

Arcies　阿西斯

Ardennes　阿登山地

Arnauld　阿諾德

Arnold　阿諾德

Arragon　阿拉貢

Arras　阿拉斯

Arsenius　阿爾塞尼烏斯

Artois　阿圖瓦

Arundel　阿倫得爾

Asan　阿桑

Ascalon　阿什凱隆

Ascanius　阿斯卡裡烏斯

Ascansar　阿斯坎薩

Assassin　暗殺

Assemannus　阿昔曼努斯

Asti　阿斯提

Astracan　阿斯特拉罕

Atabecks　塔貝克

Athanasius　阿塔納修斯

Athman　阿什曼

Atho　阿索

Athos　阿索斯

Attica　阿提卡

Aube　奧布

Auvergne　奧弗涅

Auxerre　歐塞爾

Ayoubites　阿尤布王朝

Ayub　阿烏布

Azan　阿扎恩

Azincour　阿津庫爾

Aztecs　阿茲特克

Azzadin　阿扎丁

Babain　巴貝因

Baghisian　巴吉西安

Baharite　巴哈里雅特

Bajazet　巴耶塞特

Balch　巴爾奇

Baldwin　鮑德溫

Baldwino　巴德溫諾

Banduri Anselme　班杜裡

Bar Aube　巴奧比

Barbyses　巴爾比西斯河

Bardas　巴爾達斯

Bari　巴裡

Barlaam　巴拉姆

Baruth　巴魯什

Basil　巴西爾

Beauvais　博韋

Beglerbeg　貝格勒貝格

Bela IV　貝拉四世

Belbeis　貝爾貝斯

Bellerophon　珀勒洛豐

Belon　貝倫

Ben Hinnom　本·赫農

Benevento　貝內文托

Benjamin　本傑明

Beretti　貝雷提

Bernard Thesaur　伯納德·特紹爾

Bibars　比巴爾斯

Bithynia　比提尼亞

Blachernae　布拉契尼

Blachernes　布拉契尼斯

Blois　布盧瓦

Blondus　布隆杜斯

Boccace　薄伽丘

Bochara　布哈拉

Bodleian　波德裡安

Boeotia　維奧蒂亞

Bohadin　波哈丁

Bohemond　博希蒙德

Bohuns　波漢

Boileau　布瓦洛

Boivin　波伊文

Bondocdar　蘇丹邦多克達

Boniface　卜尼法斯

Borga　別兒哥

Borgite　波吉特王朝

Bouchet　布歇

Boucicault　波西考特

Boucoleon　布科勒昂

Bouillon　布永

Boulainvilliers　布蘭維利耶家族

Boulogne　布涅格

Bourbon　波旁王朝

Boursa　布爾薩

Boyardo　波雅多

Brabant　布拉班特

Brandenburg　勃蘭登堡

Brienne　布裡恩

Brindisi　布林迪西

Brioniis　布裡歐尼斯

Brosses Charles de　布羅斯

Brossette　布洛塞提

Bruges　布魯日

Brundusium　布倫迪西烏斯

Brunswick　不倫瑞克

Busbequius Augerius Gisleniu　布斯比奎斯

C.P.Christiana　《C.P.克裡斯蒂納》

Caesarea　愷撒裡亞

Caffa　卡法

Calabria　卡拉布裡亞

Calixtus II　教皇加裡斯都二世

CaloJohn　卡洛約翰

Calycadnus　卡利卡德努斯河

Cambden　康登

Cambyses　康比斯

Candahar　坎達哈

Candia　甘地亞

Cantacuzene　坎塔庫澤尼

Cantemir　康特米爾

Caracorum　哈拉和林

Caramania　卡拉馬尼亞

Carduchians　卡杜齊亞人

Carizme　花剌子模

Carizmians　花剌子模人

Carloman　卡洛曼

Carmel　迦爾默羅

Carmelites　迦爾默羅修會

Casaubon　卡索邦

Catalan　加泰蘭人

Catalonia　加泰羅尼亞

Cathay　震旦

Cazan　喀桑

Cea　西阿

Cellarius Christopherus　塞拉裡烏斯

Cellarius　賽拉裡烏斯

Cephalonia　塞法羅尼亞

Cephisus　塞菲蘇斯

Chalcedon　卡爾西頓

Chalcis　卡爾基思

Champagne　香檳

Champignelles　香檳尼爾

Chandler Richard　錢德勒

Charasm　花剌子模

Chardin Jean　夏爾丹

Chartres　沙特爾

Chatillon　沙蒂永

Chaucer　喬叟

Chersonesus　切森尼蘇斯

Chios　開俄斯島

Choniate　孔尼阿特

Chorasan　呼羅珊

Cinnamus　辛納穆斯

Circassia　切爾克斯

Circassian　切爾克斯人

Cisalpine　山內高盧

Cisteaux　基思陶克思

Cistercian　西妥會

Citeaux　斯托

Clairvaux　克萊爾沃山谷

Clerment　克萊蒙

Cloth of Gold　金衣營地

Clugny　克呂尼

Coeur de Lion　獅心王

Cogende　科基德

Cogni　科尼

Coislin　科伊斯林

Coloman　科洛曼

Columella Lucius Junius Moderatus　哥倫梅拉

Comans　科曼人

Conflans　康夫蘭

Conrad　康拉德

Conradin　康拉丁

Constance　君士坦斯

Contarini　坎塔利尼

Corfu　科孚島

Cortez　科特茲

Cossova　科索沃

Courtenay　科特尼

Cousin Louis　庫辛

Cracow　克拉考

cral　「克拉爾」

Cremona　克雷摩那

Crucesignati　《十字軍戰士的特權》

Curdistan　庫德斯坦

Cydnus　錫德努斯河

Cyrus　居魯士

D』 Anville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丹維爾

Dacia　達契亞

Daimbert　戴姆伯特

Dalmatia　達爾馬提亞

Damietta　達米埃塔

Daphnusia　達弗努西亞

Dargham　達岡姆

Darius　大流士

de Coucy　德·庫西

de Ferrers　德費雷斯

de Fiennes　德菲尼斯

de Mandevil　德曼得維

De St.Marc　德聖馬可

Delphi　德爾斐

Democritus　德謨克利特

Demotica　德摩提卡

Derbend　德本

Derby　德比

Despensers　德斯潘塞

Devonshire　德文郡

Diarbekir　迪亞爾貝克爾

Dido　狄多

Didymoteichos　迪迪摩提克斯

Dimot　迪摩特

Dominic　多米尼克

Dominican　多明我會

Don　頓河

Doria　多利亞

Dorotheus　多羅修斯

Dorylaeum　多里利烏姆

Doutremens　杜特裡門斯

Dreux　德勒

Dubos Jean Baptiste　杜博斯

Ducange Charles du Fresne seigneur　迪康熱

Ducas　杜卡斯家族

Duchesne　《杜謝恩文集》

Dugdale　杜格達勒

Dupin Louis Ellies　迪潘

Durazzo　都拉斯

Edessa　埃德薩

Effendi　伊芬迪

Emaus　伊茂斯

Emma　伊瑪

Ephesus　以弗所

Epirus　伊庇魯斯

Erekli　埃萊利

Erytnraean　埃裡斯蘭

Erzeroum　埃爾澤魯姆

Eskishehr　埃斯特

Etham　伊松

Euboea　埃維亞

Eufrasia　優弗拉西婭

Eulogia　優洛基婭

Euphrosyne　優芙羅西尼

Eupraecia　優普裡西婭

Euripus　優裡普斯

Eustace　優斯塔斯

Evripo　伊維裡坡

Exeter　埃克塞特

Ezra Cleaveland　埃茲拉·克利夫蘭

Fabricius Johann Albert　法比裡修斯

Facciolati　法齊歐拉提

Fadlallah　法德拉拉

Falconet　法可尼特

Fatimites　法蒂瑪

Fischer　菲捨爾

Flanders　法蘭德斯

Fleta　弗勒塔

Fleury Claude　弗勒裡

Florus　弗洛魯斯

Francis　法蘭西斯

Franciscan　方濟各會修士

Frederic Barbarossa　腓特烈·巴巴羅薩

Frederic II　腓特烈二世

Frise　弗裡斯

Froissard　弗羅薩德

Fulcherius Carnotensis　弗爾切裡烏斯·卡諾廷西斯

Fulk　富爾克

Galata　加拉太

Galen　格倫

Galfridus　嘉弗裡達斯

Gallipoli　加利波利

Garter　嘉德

Gascons　加斯科涅人

Gatinois　加提諾瓦

Gaubil Antoine　高維爾

Gaudier　高迪爾

Gelaleddin　扎蘭丁

Gentius　根提烏斯

George Acropolita　喬治·阿克洛波利塔

George Phranza　喬治·法蘭扎

Germanicia　日耳曼尼西亞

Getulians　格圖利亞人

Ghermian　傑米亞

Ghibelines　吉貝林

Glanville　格蘭維爾

Godescal　戈德斯卡

Godfrey　戈弗雷

Gothia　戈提亞

Gran　格蘭

Gregoras　格列戈拉斯

Gregory Ⅶ　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Ⅹ　格列高利十世

Grubenhagen　格魯本哈根

Guelph　圭爾夫

Guelphs　圭爾夫

Guibert　吉爾伯特

Guiscard　吉斯卡爾

Gunther　甘特

Guy　蓋伊

Gyllius Peter　吉利烏斯

Hadrian　哈德良

Haemus　海姆斯山

Hainault　埃諾特

Haithonus　海索努斯

Halberstadt　哈爾伯施塔德

Hamah　哈馬

Harris　哈里斯

Hattin　哈丁

Hawise　哈維絲

Hayton　海登

Hebrus　赫布魯斯河

Hector　赫克托耳

Helene de Courtenay　海倫尼·科特尼

Hems　霍姆斯

Henry Dandolo　亨利·丹多羅

Heraclea　赫拉克利亞

Hermus　赫爾姆斯

Holdernesse　霍爾德內斯

Honiton　霍尼頓

Honorius Ⅲ　教皇霍諾雷斯三世

Hugh Capet　休·卡佩

Hume David　休謨

Hymettus　海美塔斯

Iconium　伊康

Ignatius　伊格納提烏斯

Igours　伊果人

Innocent Ⅲ　英諾森三世

Ionia　愛奧尼亞

Irene　艾琳

Isaac Angelus　艾薩克·安吉盧斯

Isabella Fortibus　伊莎貝拉·福提布斯

Iscodar　伊斯科達

Isle de France　法蘭西島

Istria　伊斯特裡亞

Jacobus a Vitriaco　雅科布斯·維特裡阿科

Jadera　賈德拉

Jaffa　雅法

Jaik　賈克河

janizaries　「新軍」

Jeffrey　傑福裡

Joannice　約安尼斯

Joannices　約安尼斯

Joasaph　佐薩夫

Job　喬布

John Boivin　約翰·布瓦萬

John d』Ibelin　約翰·第貝林

John Ducas Vataces　約翰·杜卡斯·瓦塔西斯

John Sagorninus　約翰·薩戈尼努斯

John Tilpinus　約翰·提爾皮努斯

Johnson　約翰遜

Joinville　茹安維爾

Joscelin　喬斯林

Josephus Flavius　約瑟法斯

Judas Maccabaeus　猶大·馬加比

Judea　猶地亞

jugera　尤格拉

Kama　卡馬河

Katona　卡托納

Kedron　凱德倫

Keraites　克烈汗

Kerboga　克波加

Kerman　克爾曼

Khalil　哈利勒

Kilidge-Arslan　克利吉·阿爾斯蘭

Kipzak　欽察

Kislar Aga　諸女領班

Knolles　諾爾斯

Kunijah　庫尼雅

Labat Jean Baptiste　拉巴特

Lancaster　蘭開斯特

lance　騎士隊伍

Languedoc　朗格多克

Laodicea　拉奧狄凱亞

Laonicus Chalcocondyles　拉奧尼庫斯·卡爾科科戴勒斯

Larissa　拉裡薩

Laugier　勞吉爾

Le Beau　勒·博

Le Clerc Jean　勒·克拉克

Lechi　「萊契人」

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von　萊布尼茨

Lemnos　勒諾斯

Leo Sgurus　利奧·斯古魯斯

Lesbos　萊斯沃斯島

Lesser Tartary　小韃靼

Leunclavius　琉克拉維斯

Levesque　勒維斯克

Levi　利未

Libanus　利巴努斯山

Lignitz　利格尼茲

Liutprand　勒特普朗德

Livonia　立沃尼亞

Livonia　立沃尼亞

Livy　李維

Loces　洛基斯思

Locke John　洛克

Loretto　洛雷托家族

Lorraine　洛林

Lotharingia　洛泰林基亞

Louis Beaufremont　路易·波弗雷蒙

Louis Ⅸ　路易九世

Louis le Gros　「胖子」路易

Lower Languedoc　下朗格多克

Lubeck　呂貝克

Lublin　盧布林

Lucian　琉善

Luneburgh　呂納堡

Lusignan　呂西尼昂

Lutrin　盧特林

Lycurgus　萊庫古斯

Lydda　利達

Lydia　呂底亞

Lysippus　利西普斯

Mabel　梅布爾

Mabillon Jean　馬比榮

Maeander　米安得河

Maeotis　梅奧蒂斯

Magnesia　馬格尼西亞

Mahan　瑪漢

Maimbourg　邁姆布格

Mainfroy　邁因弗洛伊

Malea　瑪利亞角

Malek Shaw　馬立克沙王

Malmesbury　馬姆斯伯裡

Malmistra　馬米斯特拉

Malvasia　馬爾瓦西亞

Mamaluke　馬穆魯克

Manuel Comnenus　曼紐爾·科穆尼努斯

Maracci　馬拉西

Marash　馬拉什

Marinus Sanutus　馬裡努斯·薩努圖斯

Massoura　馬索拉城

Mathilda　瑪蒂爾達

Matthew Paris　馬修·帕裡斯

Maundrell　蒙德雷爾

Maurenahar　毛裡納哈

Maximianopolis　馬克西米安波裡斯

mecreant 「異教徒」

Megas Kurios　梅加斯·庫裡奧斯

Melas　梅拉斯河

Melisenda　梅麗森達

Melos　梅洛斯

Melun　默倫

Mengi　蠻子

Mengo Timour　蒙哥·帖木兒

Mentz　門茲

Merou　梅羅伊

Messina　墨西拿

Messinople　美西諾堡

Meuse　默茲河

Michael Catharus　米凱爾·卡薩魯斯

Michael Cerularius　米凱爾·塞魯拉裡烏斯

Michael Choniates　米凱爾·孔尼阿特

Michael Palaeologus　米凱爾·帕拉羅古斯

miles　「米爾斯」

Milo　米洛

Minerva　密涅瓦

Moncada　蒙卡達

Montfaucon Bernard de　蒙福孔

Montferrat　蒙費拉

Montfort　蒙福爾

Montmorency　蒙莫朗西

Morea　摩裡亞

Mosheim Johann Lorenz von　莫斯海姆

Mostali　穆斯塔利

Mostassem　穆斯塔辛

Mosthadi　穆斯薩迪

Mosul　摩提爾

Mowbray　莫佈雷

Muratori Lodovico Antonio　穆拉托裡

Murtzuphius　穆爾佐菲烏斯

Mustapha　穆斯塔法

Muzalon　穆扎隆

Mycone　麥科尼

Mysians　邁西亞人

Namur　那慕爾

Nangis　南吉斯

Napoli　那波利

Narbonne　納博訥公爵

Nauplia　諾普裡亞

Navarre　那瓦爾

Naxos　納克索斯

Nazareth　拿撒勒

Neblosa　尼布洛撒

Negropont　內格羅邦特

Nemours　內穆爾

Neocastro　尼卡斯特羅

Nesa　尼薩平原

Neuilly　訥伊

Neustadt　諾伊斯塔德

Nevers　訥韋爾

Nicephorus Bryennius　尼西弗魯斯·布裡恩尼烏斯

Nicephorus Gregoras　 尼西弗魯斯·格列戈拉斯

Nicetas　尼西塔斯

Nicholas Canabus　尼可拉·卡納布斯

NicholasⅠ　尼古拉一世

NicholasⅢ　尼古拉三世

Nicholas Querini　尼古拉·奎裡尼

Nicole　尼科爾

Nicomedia　尼科米底亞

Nicon　尼康

Nicopolis　尼科波裡斯

Nicosia　尼科西亞

Nigri-po　尼格裡頗

Nisabour　尼薩波爾

Nismes　尼姆河

Nocera　諾切拉

Noga　諾加

Nogai　諾蓋

Noureddin　努爾丁

Nymphaeum　菲烏姆

Odo the Good　「老好人」奧多

Ogerius　奧吉裡烏斯

Okehampton　奧克漢普頓

Omar　歐瑪爾

Onon　鄂嫩河

Orchan　烏爾汗

Orestes　俄瑞斯特斯

Orlando　奧蘭多

Orleans　奧爾良

Orontes　奧龍特斯河

Orthogrul　奧托格魯

Ortok　奧爾托克

Othman　奧斯曼

Otho de la Roche　奧托·德·拉·羅什

Otrar　奧特拉

Otter　奧特

Ottoman　奧斯曼

Pachymer　帕契默

Padishah　「帕迪沙」

Padua　帕杜阿

Pagi Antoine　帕吉

Paladins　帕拉丁

Palamas　帕拉馬斯

palander　帕朗德

Pallas　帕拉斯

Pamphylia　龐非利亞

Pantaleon Barbus　潘塔勒昂·巴爾布斯

Paolo Ramusio　保洛·拉穆西奧

Paros　帕洛斯

Pascal　帕斯卡

Pegasus　佩加蘇斯

Pelagius　貝拉基烏斯

Pelusium　佩魯西烏姆

Pepin　丕平

Pera　佩拉

Petavius　佩塔維烏斯

Peter Bartholemy　彼得·巴多羅買

Peter Damianus　彼得·達米阿努斯

Petrarch　彼特拉克

Phasis　發西斯

Phidias　菲迪亞斯

Philadelphia　菲拉德爾菲

Philip Augustus　腓力·奧古斯都

Philip Mouskes　菲利普·穆斯克斯

Philippopolis　菲利浦波裡斯

Philpoemen　菲洛佩曼

Phirouz　菲洛茲

Photius　士佛提烏

Picardy　皮卡第

Piedmont　皮德蒙特

Pigot　皮戈特

Pisani　比薩尼

Pisidia　皮西底亞

Placentia　普拉森提亞

Pocock Edward　波科克

podesta　波德斯塔

Poitiers　普瓦提埃

Poussin　普桑

Powderham　波德漢姆城堡

Praxes　普拉克西斯

Praxiteles　普裡蒙特雷

Premontre　普爾蒙特雷

Prester John　長老約翰

Procida　普洛奇達

Propontis　普羅蓬提斯

Prusa　普魯薩

Psephina　高塔西菲納

Ptolemais　托勒密

Ptolemy　托勒密

Puy　普伊

Pylades　皮拉德斯

Querini　奎裡尼

Quietist　寂靜派

Ragusa　拉古薩

Rainaud　雷納

Rames　拉姆斯

Ramla　拉姆拉

Raoul de Tabarie　勞爾·德·塔巴裡

Ravenna　拉文納

Rawadiaei　拉瓦底部落

Raymond　雷蒙

Redver　雷德弗爾

Reginald　雷吉納德

Reinier　雷尼爾

Reiteste　雷特斯特

Reland Adrian　雷蘭

Rhamnusius　拉姆努修斯

Rheims　蘭斯

Rhodope　羅多彼

Rialto　裡亞托島

Rinaldo　裡納多

Ripuarii　黎保裡

Rivers　裡弗斯

Robert Baldric　羅伯特·巴德裡克

Robert Guiscard　羅伯特·吉斯卡爾

Robertson　羅伯遜

Rodolph　羅多夫

Rodosto　羅多斯托

Roger de Flor　羅傑·德·弗洛爾

Roger de Loria　羅傑·德·洛裡亞

Roger Hoveden　羅傑·霍弗登

Roland　羅蘭

Roum　羅姆

Rovergue　羅維格

Rubruquis　魯布魯奇

Rusium　魯西烏姆

Sabas Malaspina　薩巴斯·馬拉斯庇納

Sabellicus　薩貝利庫斯

Sade　薩德

Saladin　薩拉丁

Salaheddin　薩拉赫丁

Salerno　薩勒諾

Salisbury　索爾茲伯裡

Sallustius Crispus Gaius　薩路斯特

Salona　薩洛那

Samoiedes　薩莫耶德人

Samos　薩摩斯

Sancho Panza　桑丘·潘扎

Sangar　桑加爾

Sangeles　桑吉勒斯

Sangiar　桑吉爾

Sanudo　薩努多

Sanut　薩努特

Saphadin　薩法丁

Saragossa　薩拉戈薩

Sardes　薩爾代斯

Sarukhan　沙魯汗

Saserna　薩塞納

Satalia　薩塔利亞

Sauzes　索澤斯

Save　薩沃河

Savoy　薩伏伊

Schendeire　謝恩德爾

Schounah　斯考納

Schultens Albert　舒爾廷斯

Sclavonia　斯拉夫尼亞

Scodra　斯庫台

Scrope　斯克羅普

Scutari　斯庫塔裡

Scyro　賽洛

Sebastocrator　艾薩克·杜卡斯·塞巴斯拉克拉特

Selden　塞爾登

Selim I　謝利姆一世

Selinga　色楞格河

Selinginsky　塞林琴斯基

Seljuk　塞爾柱人

Selymbria　塞利布裡亞

Sennacherib　賽納契裡布

Sens　桑斯

Serai　薩拉亞

serjeant　下級武士

Servia　塞爾維亞

Sestertia　西斯特提亞

Sestertii　西斯特提

Shafei　薩菲教派

Shawer　紹威爾

Sheibani Khan　謝班汗

Sheich　希克

Sherefeddin Ali　謝裡弗汀·阿里

Shiracouh　謝拉古

Sichem　示劍

Sicilian Vespers　「西西里晚禱」

Sidon　西登

Sigismond　西吉斯蒙德

Sihon　錫霍河

Silesia　西利西亞

Siloe　西羅伊

Simon　西門

Sion　西昂山

Sipylus　西庇盧斯

Smyrna　西麥拿

Soissons　蘇瓦松

solidi　蘇勒達斯

Soliman Shah　索利曼沙王

Soliman　索利曼

Solon　梭倫

Spandugino　斯潘杜吉諾

Specialis　斯佩修利斯

Spires　斯皮爾斯

Spon　斯邦

St.Aegidius　聖伊吉狄烏斯

St.Ambrose　聖安布羅斯

St.Demetrius　聖德米特裡烏斯

St.Denys　聖丹尼斯

St.Dominic　聖多明我

St.Giles　聖吉勒斯

St.Gilles　聖蓋勒斯

St.John d』 Acre　聖約翰·達克爾

St.Maurice　聖莫裡斯

St.Pol　聖波爾

St.Theodore　聖狄奧多爾

Stade　斯塔德

Stagyra　斯塔吉拉

Stephen　斯蒂芬

Storia　斯托裡亞帝國

Strabo　斯特拉博

Strigonium　斯特裡戈尼姆

Sueno　蘇恩諾

Suger　蘇吉

Surgut　索古特

Swabia　土瓦本

Sybilla　西比拉

Tacitus Gaius Comelius　塔西佗

Taenarus　塔恩阿魯斯

Talbot　塔波特

Tanais　塔內斯河

Tancred　坦克雷德

Tanlay　坦雷

Tarento　塔倫托

Tarsus　塔爾蘇斯

Tasso Torquato　塔索

Tatars　韃靼人

Taurus　陶魯斯

Teflis　特夫利斯

Tekoe　特可伊

Tempe　坦佩山谷

Tenedos　特內多斯島

Tenochtitlan-Tlatelolco　特諾奇提特蘭—特拉泰洛哥

Tetrapolis　特特拉波裡斯

Thabor　塔波山

Thaman　沙曼

Thebais　蒂巴伊斯

Theobald　狄奧巴爾德

Theodora Angela　狄奧多拉·安吉拉

Theodore Lascaris　狄奧多爾·拉斯卡裡斯

Theodosius Zygomalas　狄奧多西·濟戈馬拉斯

Theophrastus　狄奧弗拉斯圖斯

Thermopylae　溫泉關

Theseus　提修斯

Thessaly　色薩利

Thibaut　蒂保特

Thomas Morosini　托馬斯·摩羅西尼

Thomassin　托馬森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iberias　太巴列

Tobolskoy　托波爾斯克

Tochars　卡爾斯人

Tortosa　托托薩

Toulouse　圖盧茲

Touran Shaw　圖朗·肖

Tournay　圖爾尼

Tournefort　圖內福爾

Tralles　特拉勒

Transalpine　山北高盧

Transoxiana　河間地區

Trau　特勞

Treves　特裡夫

Tripoli　的黎波里

Troyes　特魯瓦

Tudela　圖德拉

Turbessel　圖爾貝賽爾

Turotzius　土羅特修斯

Turpin　特平

Tyre　提爾

Tzechi　「特澤契人」

Tzetzes Joannes　策策斯

Upper Hartz　上哈爾茨

UrbanⅡ　教皇烏爾班二世

Urban Ⅳ　教皇烏爾班四世

Ursini　烏爾西尼家族

Uzes　烏茲人

Valencia　瓦倫西亞

Valois　瓦羅瓦

Varangians　瓦蘭吉亞人

Veccus　維庫斯

Verdun　凡爾登

Vermandois　韋爾芒德瓦

Verres　韋雷斯

Vertot　韋爾托

Vexin　韋克辛

Vezelay　韋澤雷

Vigenere　維吉尼爾

Villani　維拉尼

Villehardouin　維爾哈杜因

Vincent　文森特

Vinesauf　溫尼沙弗

Viterbo　維泰博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伏爾泰

Wading　瓦丁

Wallachians　瓦拉幾亞人

Walter de Brienne　瓦爾特·德·布利恩

Walter the Penniless　「窮漢」瓦爾特

Waradin　瓦拉丁

Waywode　衛沃德

Wheeler　惠勒

William Rufus　威廉·魯弗斯

Wolfenbuttel　沃爾芬比特爾

Worms　沃爾姆斯

Xenophon　色諾芬

Xerxes　薛西斯

Yolande　約蘭德

Zante　扎特

Zara　扎拉

Zeineddin　扎因丁

Zenghi　曾吉

Zeugma　伊格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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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個人成長


多年以來，千千萬萬有經驗的讀者，都會定期查看熊貓君家的最新書目，挑選滿足自己成長需求的新書。

讀客圖書以「激發個人成長」為使命，在以下三個方面為您精選優質圖書：


1、精神成長


熊貓君家精彩絕倫的小說文庫和人文類圖書，幫助你成為永遠充滿夢想、勇氣和愛的人!


2、知識結構成長


熊貓君家的歷史類、社科類圖書，幫助你瞭解從宇宙誕生、文明演變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長


熊貓君家的經管類、家教類圖書，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減少人生中的煩惱。

每一本讀客圖書都輕鬆好讀，精彩絕倫，充滿無窮閱讀樂趣!


認準讀客熊貓


讀客所有圖書，在書脊、腰封、封底和前後勒口都有「讀客熊貓」標誌。


兩步幫你快速找到讀客圖書



1、找讀客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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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黑白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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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卡第這個名字出於Picardie這個異想天開的稱呼，不會早於公元1200年，是流行於學院的玩笑話和形容詞，一開始是巴黎大學的學生之間發生口角的幽默用語，這些學生來自法蘭西和法蘭德斯的邊區。


[2]
 　[譯注]烏爾班二世(1042—1099A.D.)，法蘭西籍教皇(1088—1099A.D.)，制定整頓教會的法規，召開克萊蒙大公會議，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在攻佔耶路撒冷的消息傳到前逝世。


[3]
 [譯注]格列高利七世(1020—1085A.D.)，意大利籍教皇(1073—1085A.D.)，擴大教皇權力，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發生衝突，判處其破門罪。亨利四世攻陷羅馬，格列高利七世死後被封為聖徒。


[4]
 她有很多的名字，像是普拉克西斯、優普裡西婭、優弗拉西婭和亞迪拉斯等，是俄羅斯君王的女兒和勃蘭登堡侯爵的孀婦。


[5]
 　吉爾伯特是法國人，所以讚譽法蘭西民族的虔誠和英勇，他們是十字軍的發起人，可以說是最明顯的例證。不過，他承認法國人與外國人在一起時，充沛的活力會淪為粗暴的脾氣和討厭的饒舌。


[6]
 　約翰·提爾皮努斯在公元773年是蘭斯的總主教。等到1000年時，有位在法蘭西和西班牙邊界的僧侶，用他的名字寫出一本傳奇故事，描述他自己是愛好打鬥和飲酒的教士，這些特質居然成為教職人員最理想的優點。然而這本書杜撰的情節被教皇加裡斯都二世視為可信的史實，蘇吉院長在《聖丹尼斯年代記》中大量引用。


[7]
 　對於羅亞爾河以南的那些行省，早期的卡佩王朝很難獲准據有封建制度的最高統治權力。事實上這個地區四周是諾曼底、布列塔尼、阿基坦、勃艮第、洛林和法蘭德斯，法蘭西核心的名稱及領土已經縮小。


[8]
 　這些伯爵是阿基坦公爵的旁支，在腓力·奧古斯都的奪取下，終於喪失這片國土的絕大部分疆域。克萊蒙的主教逐漸成為統治這座城市的諸侯。


[9]
 　「奉神之名」的休戰協定最早在公元1032年使用於阿基坦，有些主教把這種協定視為偽證大加指責，諾曼人認為妨害到他們的特權因而反對。


[10]
 　教士要是懂拉丁文，真正的呼聲是：「神在發怒!神在發怒!」這些大字不識的俗家人士講的是行省的腔調，所以才弄錯成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迪康熱(1610—1688A.D.，法國東方學者和語言學家)在他的作品序文中，舉例說明公元1100年時羅維格方言非常難懂，事實上這與克萊蒙會議的時間和地點都很接近。


[11]
 　通常是用黃金、絲綢或布料做成十字架縫在外袍的肩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使用紅色，到第三次只有法蘭西人保持原來的顏色，法蘭德斯人用綠色，而英國人用白色。然而英格蘭人還是偏愛紅色，當成民族的顏色用在旗幟和制服上。


[12]
 　如果觀眾看到《亨利四世》第一部的第一幕，可以從莎士比亞的原作裡，非常自然地感受到這種激情。約翰遜博士的註釋描繪出一個執拗而又充滿活力的心靈，急著報仇雪恨，凡對他的信條持異議的人，都會受到無情的迫害。


[13]
 　直到12世紀，我們才知道非常明確的換算方式，那就是12個笛納或便士等於1個蘇勒達斯或先令；20個蘇勒達斯等於1鎊的銀或1英鎊。我們現在的幣值只能達到最早標準的三分之一，法蘭西僅有五十分之一。


[14]
 　每打100鞭要誦讀《詩篇》的一首讚美詩來滌淨罪孽。《詩篇》總共有150篇，全部完成要打1.5萬鞭，相當於5年的贖罪時間。


[15]
 　《聖多明我·羅裡卡圖斯的生平和成就》一書的作者是他的朋友和仰慕者彼得·達米阿努斯。弗勒裡(1640—1723A.D.，教士、教會歷史學家)特別提到，就是在上流女士當中，鞭笞的贖罪方式都在增加。


[16]
 　桑丘·潘扎(譯按：堂·吉訶德的僕從)是個貧苦的莊稼人，有的地方說話還算老實，認為一鞭值四分之一或半個裡亞爾。我記得在拉巴特(1663—1738A.D.，法國旅行家和學者)神父的作品中，對這類人物所具備的挨打技巧有栩栩如生的描述。


[17]
 　十字軍人員都相信必然會如此，歷史學家認為是當時流行的風氣。但是當時認為教士為他們的靈魂祈禱能夠使之獲得安眠，這與正統神學對殉教的要求背道而馳。


[18]
 　[譯注]可以參閱《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十三章：「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間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


[19]
 　這些希望在他們的信函裡都表達得很清楚。雷特斯特的休曾大肆吹噓，說他分到的領地是1所修道院和10座城堡，每年的收益是1500馬克，等到征服阿勒頗以後，可以獲得100座城堡。


[20]
 　阿歷克塞在寫給法蘭德斯伯爵的書信中，特別提到教會和聖徒遺物即將面臨的危險，當然這封信也可能是後人杜撰。有人提到希臘的女人比起法蘭西的女人更為美麗，據說吉爾伯特聽到以後憤憤不平。


[21]
 　參閱《十字軍戰士的特權》一書，他們享有免於負債、高利貸、傷害和世俗審判的自由。教皇是他們永恆的保護人。


[22]
 　[譯注]參閱《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十六章，耶和華供應嗎哪和鵪鶉作為以色列人在出亡中的食物；在《民數記》第十一章中也提到：「把鵪鶉從海面刮來，分散在營邊和營的四圍。」


[23]
 　吉爾伯特對當時的興奮和激情有非常生動的敘述，他是真正認清狀況的少數當代人士之一，能夠對眼前發生的奇異事件有深刻的體會。


[24]
 　《十字軍的精神》這本書涉及很多聖傷的案例，有關的人員都是無名之輩，這些案例很可能來自於道聽途說的消息。


[25]
 　圖德拉的本傑明敘述猶太人的弟兄從科隆到萊茵河一帶的狀況，他們都很富有、大方、博學而且友善，生活在彌賽亞來臨的希望之中。他們花了70年的時間，已從那次大屠殺中恢復過來(他寫作的時間大約是在公元1170年)。


[26]
 　當時的人士若無其事地提起對猶太人的屠殺和蹂躪，這種情況幾乎每一次十字軍東征都會發生。聖伯納德曾經告誡東方的法蘭克人，不要迫害猶太人，也不要殺死他們，但是一位與他爭名的僧侶卻提出相反的意見來教導他們。


[27]
 　古老的匈牙利人，即使是土羅特修斯也不例外，對於第一次十字軍所知不多，只參與了其中一次的行程。卡托納就像我們一樣，只能引用法蘭西作者的著作，但是他用地區的資料來比較古代和現代的地理狀況，把過去很多地點與現在的位置相對應起來。


[28]
 　《十字軍的精神》的作者不僅懷疑而且甚至無法相信蘇恩諾這位諸侯參加十字軍並極其悲慘地死去。他與1500或1.5萬名丹麥人，在卡帕多細亞被索利曼蘇丹斬首。但是從塔索(1544—1595A.D.，意大利文藝復興詩人)的獻詩看來，那個時候他仍然活在世間。


[29]
 　洛泰林基亞或洛林王國分為兩個公國，分別位於摩澤爾河和默茲河，前面這個公國保有原來的名稱，在默茲河的公國改為布拉班特。


[30]
 　安娜·科穆寧娜認為休以他的高貴、富有和權勢而不可一世，可是後面這兩項並不明確；但是一個有皇族血統的家世，700年前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非常出名，也可以證實法蘭西的卡佩家族有極其古老的高貴地位。


[31]
 　[譯注]威廉一世(征服者，1028—1087A.D.)，原是諾曼底公爵，在公元1066年10月14日的黑斯廷斯會戰中擊敗哈羅德成為英格蘭國王，引進封建制度和諾曼底人的習俗和語言。


[32]
 　抵押的金額只是公國每年歲入的百分之一。1萬金馬克相當於50萬個裡弗赫銀幣，諾曼底每年繳納給國王的稅收是5700萬個裡弗赫。


[33]
 　說來讓人感到奇怪，聖吉勒斯的雷蒙在十字軍的正史裡不過是二流角色，但是希臘和阿拉伯的作家把他看成光芒萬丈的頭等英雄人物。


[34]
 　他出生的小鎮(原來是個采邑)被奉獻給聖伊吉狄烏斯，在第一次十字軍時，法蘭西人將這個聖徒的名字以訛傳訛稱為聖蓋勒斯或聖吉勒斯，位置在下朗格多克，處於尼姆河和羅訥河之間，仍舊以雷蒙建造的學院大教堂誇耀於世。


[35]
 　坦克雷德的母親是伊瑪，是偉大的羅伯特·吉斯卡爾的姐妹，他的父親是「老好人」奧多侯爵。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個家族很有名，但是侯爵本人默默無聞。穆拉托裡(1672—1750A.D.，意大利古物學家和歷史學家)合理臆測他是意大利人，很可能與皮德蒙特的蒙費拉侯爵是同宗。


[36]
 　塔索為了滿足埃斯特家族的虛榮心，特別在這首長詩中把勇敢多情的裡納多寫進去，這是一位參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英雄人物，完全出於他的虛構。他可能借用裡納多這個名字，因為這個裡納多是羅馬教會的掌旗官，擊敗皇帝腓特烈一世。然而：(1)兩位裡納多的青年時代有60年的間隔，可以證明不是同一個人；(2)波雅多伯爵在15世紀末偽造了一個斯托裡亞帝國；(3)這位裡納多和他建立的功勳，與塔索的英雄同樣荒誕不經。


[37]
 　對於gentilis、gentilhomme、gentleman這幾個詞，可能來自兩種語源學：(1)蠻族從公元5世紀開始，無論是士兵還是羅馬帝國的征服者，都對他們來自外國的貴族身份感到自負；(2)一般市民把gentilis視為ingenuus的同義語。塞爾登(1584—1654A.D.，英國法學家、文物學家和東方專家)傾向於前面那種說法，但是後面的意義最精純也最可信。


[38]
 　運動訓練特別是角力和鬥拳，受到萊庫古斯、菲洛佩曼和格倫(公元前2世紀希臘醫生、生物學家和哲學家)的指責，他們一位是立法者，一位是將領，另一位是醫生。梭倫反對他們的論點和理由，讀者可以權衡琉善(120—180A.D.，生於敘利亞的希臘作家和無神論者)的辯護詞。


[39]
 　迪康熱對於達爾馬提亞的記載不僅資料欠缺而且敘述不夠完整，本國的歷史學家年代較近也沒有根據，希臘人的關係疏遠又漫不經心。在公元1104年時，科洛曼把這個濱海的國度限制在很小的範圍，最遠不過是薩洛那和特勞而已。


[40]
 　斯庫台原來是羅馬的殖民地，在這以前李維說是伊利裡亞的首都和城堡，他們的國王是根提烏斯。現在的名稱是伊斯科達或稱斯庫塔裡，在羅馬尼亞的貝格勒貝格總督統治之下，派駐在斯庫塔裡或謝恩德爾的行政長官(現在稱為帕夏)位居第八，屯紮著600名士兵，每年的稅收是78787個裡克斯銀幣。


[41]
 　安娜·科穆寧娜生於1083年12月1日，那個時代13歲就已達婚嫁的年齡，可能已經嫁給年輕的尼西弗魯斯·布裡恩尼烏斯，正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期。有些現代人士出現怪異的想法，說她對博希蒙德是因愛生恨。有關君士坦丁堡和尼斯的對外事務，她那立場非常不公正的著作可能是對拉丁人懷有偏見所致。但是對於十字軍後來建立的功勳，她的描述非常簡單，可見很多事情並不一定清楚。


[42]
 　對於阿歷克塞的個性和行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邁姆布格贊同堅持正統信仰的法蘭西人，伏爾泰(1694—1778A.D.，法國哲學家、文學家和啟蒙思想家)偏袒主張分裂思想的希臘人。看來哲學家的偏見比起耶穌會教士更不可原諒。


[43]
 　這個地方位於黑海、博斯普魯斯海峽和巴爾比西斯河之間，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天，拉丁人要在一塊平坦的草原上趕15英里的路。到歐洲和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要經過一座名叫布拉契尼的石橋。石橋自從築成後，幾度遭受破壞，查士丁尼和巴西爾都曾重建過。


[44]
 　有兩種收養的方式：一種是授予家族的紋章，另一種只做形式上的介紹。迪康熱認為戈弗雷被收養屬於後面這種方式。


[45]
 　法蘭德斯的羅伯特返國以後，成為英格蘭國王重用的大臣，獲得400馬克的年金。


[46]
 　十字軍那些自負的歷史學家對於引起羞辱的過程，不是輕描淡寫就是支吾其詞。但是，只要是這些英雄人物跪下致敬，皇帝坐在寶座上穩若泰山，顯然他們就會吻他的腳部或膝頭。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是安娜對拉丁人保持沉默或曖昧態度，沒有大肆張揚。如果能夠貶低這些諸侯的地位和打壓他們的氣焰，倒是可以在《拜占庭禮儀大全》中增加極其光彩的一章。


[47]
 　安娜提到了這個自我膨脹的蠻族，幸災樂禍地說他在多里利烏姆會戰時在第一線的激戰中陣亡或是受傷。像這樣的情節使得迪康熱能夠證明他的懷疑的確很有道理，說他就是巴黎的羅伯特，奇怪的是這個區域被稱為法蘭西公國或法蘭西孤島。


[48]
 　亞歷山大率領的兵力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但是沒有人比托勒密更為權威，他提到的數量是5000名騎兵和3萬名步卒。


[49]
 　弗爾切裡烏斯·卡諾廷西斯列出了19個不同名稱和語言的民族，但是我不瞭解像是法蘭西人和高盧人、意大利人和阿普裡亞人有什麼不同。在其他地方，他把逃兵打上可恥的標誌。


[50]
 　雖然吉爾伯特溫和地反對他所提出的數字，但還是暗示群眾的數量極其龐大。烏爾班二世抱著狂熱的宗教理念，也不過把朝聖者的數量定在30萬人。


[51]
 　安娜在《阿歷克塞傳》裡用一味苛求的語氣，抱怨他們那些陌生而又難念的名字，說實在的，幾乎沒有一個人的名字不被她自負的無知心理妄加破壞，這個文雅的民族不僅喜歡而且熟悉這類工作。我只舉一個例子，那就是聖吉勒斯伯爵被稱為桑吉勒斯。


[52]
 　[譯注]大流士進犯希臘的兵力，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是70萬士兵，600艘戰船。要是根據《劍橋古代史》，可能是兩三艘船隻的艦隊以及陸軍7萬人。薛西斯的希臘侵入戰，經過毛萊斯的考證約為100500人，比起希羅多德的記載2641610人，相差不能以道里計。


[53]
 　馬姆斯伯裡的威廉(他的寫作年代約在公元1130年)在他的歷史著作中，加入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事跡。我真希望他不要聽取那些越過海峽的喃喃怨言，重點應擺在同胞參加十字軍的人數、家世的狀況和冒險的經過。我發現在杜格達勒有一位英國的諾曼人，就是阿爾貝瑪勒和霍爾德內斯的斯蒂芬伯爵，在安條克會戰與羅伯特公爵一同率領後衛部隊。


[54]
 　饑饉的時候發生吃人的現象，有時確有其事，但多數都是詭計和謊言，這在安娜·科穆寧娜、吉爾伯特和拉杜法斯·卡多明西斯的著作裡都可見到。《法蘭克人言行錄》的作者、僧人羅伯特·巴德裡克與阿及爾的雷蒙，都曾經提到這個策略，發生在安條克的圍攻和出現饑荒時。


[55]
 　拉丁人用索利曼這個伊斯蘭名稱呼他，原來的性格經過塔索的大肆修飾。東方人用土耳其的名字稱他為克利吉·阿爾斯蘭，希臘人還發生了一些謬誤之處。但是伊斯蘭的作者只提到他的名字，主要原因是他們對第一次十字軍的題材，抱著冷漠和慍怒的態度。


[56]
 　尼斯的圍攻和湖泊，以及400多年後科特茲在墨西哥的作戰，我還是要指出兩者有極為雷同之處。(譯按：公元1519年11月科特茲率領西班牙部隊進入墨西哥谷，谷底是一大片淺湖，他攻下今日墨西哥城的特諾奇提特蘭-特拉泰洛哥大城，阿茲特克帝國遭遇滅亡的命運。)


[57]
 　法蘭西的十字軍人員創造出「異教徒」這個詞，最早的含意限於使用的語言，意思是我們的祖先具備更激烈的宗教狂熱，把不信主的人當成流氓惡棍。同樣的偏見仍舊潛伏在很多人的心中，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才是基督徒。


[58]
 　巴羅尼烏斯寫了一封很可疑的信給他的兄弟羅傑，提到敵人應該還要包括梅德人、波斯人和迦勒底人。第一次的攻擊造成很大的損失，確實如此，而且帶來痛苦，但是為什麼要布永的戈弗雷和休兄弟來承受？坦克雷德被人稱為後輩，那麼他是誰的子弟？可以確定，羅傑和博希蒙德不是他的長輩。


[59]
 　十字弓這個武器有很多名稱，像是balista、balestra、arbalestre等，在安娜·科穆寧娜那個時代稱為tzangra，在東方沒有人知曉。教皇出於人道的關懷，一直致力於禁止在基督徒的戰爭中使用。


[60]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拿賽拉裡烏斯的古典學術和丹維爾(1697—1782A.D.，法國地理學家和製圖家)的地理科學做一比較。提爾的威廉是十字軍東征時代唯一精通古代知識的歷史學家。奧特幾乎是踩著法蘭克人的腳步，從君士坦丁堡前往安條克。


[61]
 　弗爾切裡烏斯·卡諾廷西斯完整敘述了埃德薩的征服。在坦克雷德和鮑德溫的爭執中，雙方都有人在那裡幫腔助威。


[62]
 　一頭牛的價錢在聖誕節時從5個蘇勒達斯(15先令)漲到2個馬克(4英鎊)，以後售價還要再高；一隻小山羊或羔羊以現在的幣值從1先令漲到18先令。在第二次發生饑荒時，一塊麵包或一個牲口的頭顱要賣1枚金幣。還有很多的例子，但是這些只是普通的價格，還沒提更特殊的狀況，僅這樣就值得哲學家加以注意。


[63]
 　在《阿歷克塞皇帝傳》中，可以看到十字軍的發展、阿歷克塞的撤退、安條克的勝利和耶路撒冷的征服。安娜的風格是喜歡誇大其辭，連帶使拉丁人的功績也跟著水漲船高。


[64]
 　[譯注]參閱《舊約聖經·詩篇》第六十八篇：「願神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逃跑。他們被驅逐，如煙被『風吹散』；惡人見神之面而消滅，如蠟被火熔化。」


[65]
 　伊斯蘭教徒阿波瑪哈森在他的作品中，對聖矛的記載比起基督徒安娜·科穆寧娜和阿布法拉吉烏斯要更正確。希臘公主將聖矛與十字架的鐵釘混淆在一起，雅各比派的總主教認為是聖彼得的手杖。


[66]
 　雷蒙和拉杜法斯·卡多明西斯這兩位對手，對於「奇跡」和「欺騙」非常熟悉，而且深信不疑。他們之中前者偏向圖盧茲伯爵，後者站在諾曼諸侯這邊。


[67]
 　法蘭西人寫出的《十字軍的精神》所表現出的判斷和學識，只有伏爾泰的懷疑能與之抗衡。那位作者根據阿拉伯人的資料提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必定超過20萬人。想當年提圖斯圍攻，約瑟法斯(37—100A.D.，猶太祭司、學者和歷史學家)說是集結了130萬猶太人，塔西佗(公元1世紀羅馬史學家)的說法是60萬人。不過提圖斯的經費報銷是最好的證據，不管怎麼說，比起羅馬軍隊的人數，那真是多得不可以道里計。


[68]
 　蒙德雷爾巡視城牆非常勤快，發現繞城一周是4630步或4167碼。丹維爾根據一個可靠的平面圖，量出很接近的數據是1960法制突阿斯(譯按：一個突阿斯相當於1.9公尺或6.4英尺)，這些都登載在他罕見而又極具價值的論文裡。有關耶路撒冷的地理學資料，可以參閱雷蘭(1676—1718A.D.，東方學家)的著作。


[69]
 　耶路撒冷只有凱德倫谷會出現急漲的洪流，到了夏季就乾涸，還有就是西羅伊水量很少的流泉或小溪。無論是外來客還是本地人都抱怨用水的缺乏，在發生戰爭時情況更是惡化。在城市裡，塔西佗提到一眼終年不斷的噴泉、一條供水渠道以及儲存雨水的水槽。供水渠道將特可伊或伊松溪的溪水送進來，波哈丁也談到了這件事。


[70]
 　很高興能看到塔索把圍攻最細微的情節都敘述得栩栩如生，他非常講究修辭的高雅和氣氛的營造，讀起來真是趣味盎然。


[71]
 　古老的高塔西菲納在中世紀被稱為尼布洛撒，是由教長戴姆伯特命名。現在還是一座城堡，居住著土耳其的將軍，從那兒可以看到死海、猶地亞和阿拉伯。這座高聳的建築物也可以稱為大衛之塔。


[72]
 　休謨(1711—1776A.D.，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不可知論理論家)在他的《英國史》中，對這方面做了很詳盡的說明。


[73]
 　就是法國的啟蒙哲學家伏爾泰。


[74]
 　英國人認為諾曼底的羅伯特享有拒絕王冠的榮譽，那些行省的「鄉巴佬」歸之於圖盧茲的雷蒙。但是對於聖吉勒斯伯爵的野心和報復，傳統的坦誠之聲已保留永恆的記憶。他死在的黎波里的圍攻作戰中，他的後裔保有繼承的權利。


[75]
 　舉行真正的集結和點閱，不包括利未和便雅憫兩個支派在內，大衛的軍隊有130萬或157.4萬戰鬥人員。要是加上婦女、兒童和奴隸，總數可能達到1300萬人，全部在一個60里格長和30里格寬的國度之內。誠實和理性的勒·克拉克(1657—1736A.D.，亞美尼亞學者)對此產生懷疑，認為是抄錄發生錯誤所致。這是多麼危險的懷疑!


[76]
 　這些相當可信的細節全部摘錄自《耶路撒冷條例》，根據薩努特的計算，僅有518名騎士和5775名隨從人員。


[77]
 　[譯注]扈從在一定年資後可升為騎士。


[78]
 　這是全部的數量，分佈在3個大男爵的封地中，每位男爵有100名騎士在手下服役。《條例》將數量擴充到500名騎士，只能根據這個假定來推論。


[79]
 　薩努特提到，在緊急狀況之下，整個公國的貴族都會志願出兵來援助。


[80]
 　提爾的威廉提到，醫院騎士最早參加的人員出身低微，行為粗野無禮，他們很快放棄謙恭的贊助人「賙濟者」聖約翰，找更神聖的人物「施洗者」聖約翰成為他們的主保聖徒。他們在公元1120年執行軍事任務。醫院騎士階級可以說是母體，聖殿騎士階級是分支的嫡子。條頓騎士階級成立於亞克圍攻作戰，時間是公元1190年。


[81]
 　馬修·帕裡斯分配給醫院騎士1.9萬個maneria，聖殿騎士是9000個。maneria這個詞在英文中比在法文中的含意更為廣泛，可以解釋成農莊或宿舍。manor是領地，而manoir是居所。


[82]
 　《馬耳他騎士制度史》的作者是韋爾托神父，讀者從前三卷可以知道騎士階級的起源，流利的文字也是很好的消遣，這種軍事組織成立的目的是保護巴勒斯坦。後續各卷追述他們向羅得島和馬耳他島的遷移過程。


[83]
 　《耶路撒冷條例》列入古老的法蘭西法律制度內，經過整理編纂後出版，還加上評述和附錄。意大利譯本於公元1535年在威尼斯發行，主要是供塞浦路斯王國運用。


[84]
 　勞爾·德·塔巴裡是出身貴族的律師，拒絕阿毛裡國王的懇求，要他把全副精力用在法典的寫作上，這樣才能保存珍貴的傳統。


[85]
 　耶路撒冷向薩拉丁投降以後，王后和基督徒的重要人物和平離開，這部法典不僅寶貴且攜帶方便，不會引起征服者的貪婪。我有時會懷疑放在聖墓的原本是否存在，或許這只是用來確定或證實法蘭西在巴勒斯坦曾經頒布過一部傳統的習慣法。


[86]
 　這部作品的編纂者約翰·第貝林是雅法和阿什凱隆的伯爵、巴魯什(貝裡圖斯)和拉姆斯的領主，去世於公元1266年。第貝林家族來自法蘭西，他們的先祖是沙爾特斯伯爵的幼弟，長久以來在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都非常興旺。


[87]
 　全島選出16名代表，公元1369年11月3日完成立法的工作，整部法典蓋上4個印璽，存放在尼科西亞主座教堂。


[88]
 　小心謹慎的約翰·第貝林只是提出主張，而不是確定的黎波里是第四個男爵封地，他也懷疑傭兵司令和元帥的權力或要求。


[89]
 　我為了尋找與湮沒過時的法律體系有關的資料，非常感激一位學識淵博的勳爵所賜給我的友誼。他獨具慧眼，能夠明辨飽含哲理和良知的法學歷史。精闢的學術研究給後代子孫帶來豐富的寶藏，身為演說家和法官的長處則只能讓當代人士感受到。


[90]
 　「胖子」路易可以說是法蘭西這項體制之父，布永的戈弗雷過世9年以後他才開始統治。有關這項制度的源起和成效可以參閱羅伯遜博士極有見地的評論。


[91]
 　每位讀者所熟知的十字軍歷史學家，無論是東方基督徒、東正教徒、雅各派信徒還是聶斯托利派信徒，他們都已使用阿拉伯語。


[92]
 　塞浦路斯王國制定這些法律是在公元1350年。同一個世紀，在愛德華一世的統治之下，我從一份出版物中得知，英格蘭的戰馬價格同樣昂貴。


[93]
 　不過，耶路撒冷國王接受這種名義上的歸順，在他們的墓碑上有題銘和生卒日期(伯利恆的教堂有一個還可以辨認出來)，非常恭敬地將統治皇帝的名字放在最前面。


[94]
 　安娜·科穆寧娜還特別提到，他為了裝得更像，不會引起懷疑，就將一隻死公雞放在棺材裡。她感到很奇怪：為什麼蠻族能忍受禁閉和腐臭的氣味。但是拉丁人並不知道這個荒謬的故事。


[95]
 　在拜占庭的地理學裡，所提到的地方是指英格蘭。然而我們掌握較可信的狀況，亨利一世不可能容忍他徵召英格蘭的軍隊。


[96]
 　這份條約是最原始的資料，內容非常奇特，可以為安條克公國的建立提供詳盡的藍圖。


[97]
 　色諾芬(431B.C.—350B.C.，希臘的將領和歷史學家)提過伊康，說是屯駐軍隊的地點，斯特拉博使用一種曖昧的稱呼。然而聖保羅發現那裡有很多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基督徒。後來名字被訛傳為庫尼雅，這座大城市位於河流旁邊，有很多花園，離山地的距離是3個裡格，以柏拉圖的墳墓位於此地而聞名於世。


[98]
 　[譯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公元1097年；第二次十字軍東征，公元1147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公元1189年。


[99]
 　[譯注]「紅鬍子」腓特烈一世(1123—1190A.D.)，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155—1190A.D.)，與教皇亞歷山大三世發生爭執，多次侵入意大利，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途中溺死。


[100]
 　安娜敘述後面這群烏合之眾有4萬名騎兵和10萬名步卒，把他們稱為諾曼人，在法蘭德斯兩兄弟的領導之下。希臘人對這些諸侯的姓名、家世和身份根本一無所知。


[101]
 　提爾的威廉和馬修·帕裡斯(歿於公元1257年，英國歷史學家)推算出每支軍隊有7萬名全身披掛的戰士。


[102]
 　辛納穆斯也提到這種不完整的計算方式，但是根據迪康熱的記載，得到一個詳盡的數字是900556人，難道這就是後來譯本和註釋認為應該是9萬人才合理的原因？這個數字雖然不會過分誇張，但是實力已經稍嫌不足，難道維泰博的戈弗雷是因為看到這個，所以才發出驚呼之聲？


[103]
 　這個過分龐大的數字是斯塔德的阿爾伯特所提出，我的計算是根據維泰博的戈弗雷、呂貝克的阿諾德和伯納德·特紹爾的資料。最早期的作者對於人數的多少沒有記載，伊斯蘭教徒認為朝聖者是20萬或26萬人。


[104]
 　我必須說清楚，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希臘人和東方人把康拉德和腓特烈的臣民稱為「阿勒曼尼人」。辛納穆斯將波蘭人和波希米亞人稱為「萊契人」和「特澤契人」，對於法蘭西人仍舊保持古代的稱呼「日耳曼人」。


[105]
 　尼西塔斯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時還是個小孩，等到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他在菲利浦波裡斯這個重要的據點指揮守軍，抗拒法蘭克人。辛納穆斯也感染了國人的偏見和傲慢。


[106]
 　[編注]白堊，又稱白土粉，是一種微細的碳酸鈣沉積物，用來製作粉筆。


[107]
 　尼西塔斯譴責菲拉德爾菲亞人的行為，一位不知名的日耳曼人則指控他的同胞，非常野蠻毫無惻隱之心。要是只有這些矛盾使我們困惑無所適從，歷史的記載就不會讓人煩惱。同樣從尼西塔斯的敘述得知，腓特烈的哀傷既仁慈又虔誠。


[108]
 　迪康熱的著作很難讓他的國王和國家挽回已經喪失的顏面。根據來自同樣抄本的可笑內容，說是路易堅持以後會面要坐在同等高度的位置。


[109]
 　法蘭西國王身為韋克辛伯爵，是聖丹尼斯修道院的家臣和擁護者。他們從院長手裡接受代表聖徒的信物，這是一面紅得像火焰一樣的方形旗幟，12至15世紀，一直在法蘭西軍隊的前面飄展。


[110]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有關法蘭西人最原始的史料，全部刊印在《杜謝恩文集》第四卷，同卷還包含很多國王和他的大臣蘇吉的信函原文，是可信度最高的歷史文件。


[111]
 　很多作者為了要將歷史上兩位偉大的人物聯繫在一起，所以認為腓特烈是淹死在錫德努斯河，因為亞歷山大大帝在這條河裡洗浴，極為不智。但是從皇帝行軍的狀況判斷，我認為他的葬身之地應該是卡利卡德努斯河，這條溪流雖然沒有名氣，但是有更長的河道。


[112]
 　馬裡努斯·薩努圖斯在公元1321年訂出這個教訓。他得到上帝的支持才做出這樣的決定，認為第一次十字軍的行動只能說是例外。


[113]
 　聖伯納德最可信的資料應該是來自他的著作，由馬比榮(1632—1707A.D.，教會學者、古物學家和歷史學家)神父刊行校正無誤的版本，公元1750年在威尼斯再次發行六卷對開本。在第六卷有他的門徒所寫的兩篇傳記，對友誼的追憶和迷信的言行都已經列入。從本篤會的編輯所寫的序文中，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博學和後人的評論。


[114]
 　克萊爾沃又稱阿布辛什谷，靠近香檳的巴奧比，位置正是在森林裡。聖伯納德應該為教堂和修道院的氣派和華麗感到羞愧。他可能提出過建圖書館的要求，我不知道一個800muid(九百一十四又七分之一豪格海)的大酒桶，是否能比圖書館產生更大的教化作用，像這樣大的酒桶只有在海德堡才能找到對手。


[115]
 　英勇的桑吉爾被人稱為亞歷山大第二，他非常愛護臣民，使得他們用整年的時間為過世的蘇丹祈禱。然而桑吉爾可能曾經當過法蘭克人和烏茲人的俘虜，他的統治時間有將近50年(1103—1152A.D.)，也是波斯詩人非常慷慨的贊助人。


[116]
 　提爾的威廉敘述埃德薩的陷落和曾吉的逝世，然而把他的名字Zenghi弄錯成為Sanguin，使拉丁人很容易聯想到「血腥」之意，倒是與他的個性與最後的下場很吻合。


[117]
 　提爾的威廉依據使臣的見聞描述開羅的皇宮，在哈里發收藏的寶物中發現一顆像鴿蛋那樣大的珍珠，一個紅寶石重17個埃及打蘭(譯按：衡重為十六分之一盎司，約1.77克)，一塊翡翠有一個半手掌的長度，以及許多水晶花瓶和中國瓷器。


[118]
 　[譯注]這是馬穆魯克軍事組織的指揮機構，成員都是買來的軍奴，在埃及接受訓練與教育，逐漸爬升到最高的軍事職位。他們主要是來自黑海北岸的突厥族的切爾克斯人，後來包括蒙古人和土耳其人。


[119]
 　[譯注]本次會戰發生在公元1167年3月18日，巴貝因是尼羅河邊一個村莊，這是薩拉丁第一個有完整記載的重大勝利。


[120]
 　雅科布斯·維特裡阿科供給耶路撒冷國王不過374位騎士。法蘭克人和穆斯林都說敵人據有兵力的優勢，所以發生這種狀況，要看是把不諳戰陣的埃及人包括在內還是略而不計。


[121]
 　在阿拉伯人管轄下的亞歷山大裡亞，就城市的範圍和富裕的程度而言，介於希臘羅馬統治時期和土耳其人統治時期的中間。


[122]
 　阿尤布王朝的世系來自最高貴的拉瓦底部落。但等到他們接受靈魂輪迴的異端邪說，正統教義的蘇丹很委婉地表示，他們的血胤僅出於母系家族，祖先是和庫德人住在一起的陌生人。


[123]
 　可以參閱色諾芬的《遠征記》第4卷。生性自由的卡杜齊亞人射出的箭雨，比起「萬王之王」虛有其表的大軍，給1萬名希臘傭兵帶來更大的傷害。


[124]
 　我們要感激舒爾廷斯(1686—1756A.D.，荷蘭東方學家和語言學家)教授提出最豐富和可信的史料：一本是《薩拉丁傳》，是薩拉丁的朋友和大臣波哈丁宗教法官所寫；另外是詳盡而冗長的摘錄，來自薩拉丁的親戚——哈瑪的阿布爾菲達(1273—1331A.D.，阿尤布王朝在哈蘭姆的王公、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親王的歷史著作；還有就是在《東方圖書書目》的薩拉赫丁項下，所有從阿布法拉吉烏斯(1226—1286A.D.，雅各比派的東方總主教、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王朝》中所搜集的斷簡殘編。


[125]
 　阿布爾菲達自己也是阿尤布王朝的成員，傚法王朝創始人的謙虛，至少是默默傚法，所以能分享這份讚譽。


[126]
 　阿拉伯有很多用來作為稱譽之用的頭銜。像是religionis，通常大家都知道這是用來稱呼那些信仰虔誠的人；Noureddin是光明；Ezzodin是榮譽；Amadoddin是崇高；我們用約瑟來稱呼英雄，他們稱之為Salahoddin；Al Malichus，Al Nasirus是衛國勇士；Abu c Modaffir是勝利之父。


[127]
 　阿布爾菲達的世系出自薩拉丁的兄弟，提到很多的例子，說這些王朝的創始人把罪過歸於自己，將報酬留給那些清白的旁系親屬。


[128]
 　薩拉丁在民事和宗教方面的德行，波哈丁在作品的第一章給予其極高的讚譽，他自己不僅是目擊的證人，也是個誠實的頑固分子。


[129]
 　他興建了很多的工程，特別是開羅的堡壘裡有約瑟使用過的井，全部經過修復，但本地人與外來旅客的無知破壞了蘇丹和教長的計劃。


[130]
 　拉丁人斷言雷蒙的背叛，阿拉伯人只是顧左右而言他。如果他真正接受伊斯蘭教的信仰，那麼在阿拉伯人的眼裡必然是一位聖徒和英雄。


[131]
 　[譯注]哈丁會戰因附近的小村而得名，這個地點位於吐拉恩山脈的丘陵地區，離太巴列要塞還有20英里。十字軍在途中被優勢敵人包圍，主要是缺乏飲水以致潰不成軍，戰場有兩個小圓丘，獲得哈丁雙角的美名。


[132]
 　[譯注]哈丁會戰是一次慘敗，從此十字軍再也無法恢復原有的地位。這是在「真十字架」的祝福下進行的戰鬥，成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象徵，勝利可以算是上帝的力量。結果是伊斯蘭教徒獲勝，使得很多基督徒喪失精神支柱。薩拉丁摧毀了整個十字軍的基礎，連帶使教皇的權力都發生動搖。


[133]
 　雷納或稱雷吉納德或沙蒂永的阿諾德，拉丁人對他的生和死都極為欽佩，波哈丁和阿布爾菲達對他喪命的情節都有詳盡的敘述。茹安維爾提到薩拉丁不應處死一個俘虜，何況還在同一個屋頂下吃過他的麵包和鹽。阿諾德有些同伴被殺，幾乎都犧牲在麥加的一個山谷裡。


[134]
 　韋爾托的著作敘述王國和城市的淪陷，還把聖殿騎士的兩封書信收錄其中。


[135]
 　[譯注]從薩拉丁的入城可以看出這個人有偉大的靈魂，想當年(1099A.D.)第一批十字軍攻入耶路撒冷，曾經大肆屠殺和洗劫，以致伊斯蘭教徒死亡多達7萬人。然而薩拉丁以德報怨，不僅沒有大開殺戒，反而開放市場供應民生所需。


[136]
 　我一直用持平無私的方式來表敘事實。韋爾托可以肆無忌憚地採用一個浪漫的傳奇故事，年老的侯爵的確受制於被圍攻者的標槍。


[137]
 　耶路撒冷的歷史學家增加從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的東方民族，還有摩爾人和格圖利亞人這些黝黑的部落，造成亞洲和非洲與歐洲對抗的印象。


[138]
 　[譯注]迦爾默羅之戰，以色列的耶和華戰勝了迦南的邪神。


[139]
 　[譯注]腓力二世(1165—1223A.D.)又稱腓力·奧古斯都，法蘭西卡佩王朝國王(1180—1123A.D.)，擴大王室的領地，加強國王的權威，和英格蘭國王理查一世發起第三次十字軍東征。


[140]
 　波哈丁在作品裡提到，基督徒歷史學家對這次屠殺沒有否認也沒有譴責。溫尼沙弗的嘉弗裡達斯確定受害者是2700人，羅傑·霍弗登把數目加多到5000人。腓力·奧古斯都基於仁慈或貪財曾經加以反對，後來被說服同意敵人贖回在他手上的俘虜。


[141]
 　埋葬在聖約翰·達克爾墓地的基督徒當中，我發現了英國人的名字，像是德比的德費雷斯伯爵、莫佈雷、德曼得維、德菲尼斯、聖約翰、斯克羅普、皮戈特、塔波特等。


[142]
 　[譯注]「獅心王」理查德一世(1157—1199A.D.)是英格蘭國王(1189—1199A.D.)，率領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成為傳奇文學的騎士楷模，在返國途中被奧地利俘虜，花重金贖回後奪權加冕，對法戰爭中負重傷而亡。


[143]
 　穆斯林從兇手的自白得知他是奉英格蘭國王的派遣，因而證實理查德的罪行。唯一為他辯護的是兇手領主寫給他的信，這是荒謬而又明顯的偽造品。這個領主希克或稱「山中老人」對理查德辯稱，犯下謀殺這件罪行或功勞的是他。


[144]
 　除非是蘇丹或阿尤布王朝的親王仍舊留在耶路撒冷，否則這種說法就有違常情；他現在已經將政治簾幕的一角拉到旁邊，留出可以施展的空間。


[145]
 　波哈丁甚至就是溫尼沙弗的傑弗裡都把撤退歸於理查德自己的決定，雅科布斯·維特裡阿科提到他急著離開。然而一位法蘭西騎士茹安維爾出面指控，說是勃艮第的休公爵出於嫉妒之心，馬修·帕裡斯則假定他接受了薩拉丁的賄賂。


[146]
 　可以參閱波哈丁的作品有關談判的過程和敵意的表現，他自己在簽訂和平條約中擔任了一個角色。理查德宣稱他回去的意圖是要編組新的軍隊來征服聖地，薩拉丁用很有禮貌的恭維之詞回應他的威脅。


[147]
 　托馬森用冗長的論述來說明什一稅的起源、濫用和限制。這方面的理論早已建立，只是沒有繼續執行而已，可以合法歸予教皇所有，就像利未人的什一稅歸於最高祭司，並沒有不同的地方。


[148]
 　[譯注]腓特烈二世(1194—1250A.D.)是西西里國王(1198—1250A.D.)、日耳曼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212—1250A.D.)，極力主張將意大利納入版圖，與教皇發生衝突，被處以破門罪，發起第六次十字軍東征，佔領耶路撒冷。


[149]
 　教士故意混淆聖墓上面的廟宇是清真寺還是教堂，這種存心出現的錯誤行為騙過了佛托特和穆拉托裡。


[150]
 　[譯注]路易九世(1214—1270A.D.)是法蘭西國王(1226—1270A.D.)，年幼即位，成年後進行改革，加強王權的統一，率領第6批十字軍入侵埃及，不幸被俘，花重金自贖，經過多年的準備再度遠征北非，在突尼斯登陸，不幸患病逝世，後被封為聖徒。


[151]
 　如果可以的話，你應該讀一下《聖路易的平生和奇跡》，這本書的作者是瑪格麗特王后的告解神父。


[152]
 　茹安維爾的著作我有兩個版本，一個(1668年巴黎出版)最有價值，上面有迪康熱的評論；另一個(公元1761年巴黎羅浮出版)非常名貴，根據最近發現的一個抄本，使原文更為精純可信。後面這位編者證明聖路易的傳記到公元1309年才完成，沒有解釋甚至連欽佩之辭都付之闕如，因為當時作者的年齡必定超過90歲。


[153]
 　聖路易的贖金是100萬拜占庭銀幣，提出要求以後獲得同意，但是蘇丹很大方地減為80萬拜占庭銀幣。茹安維爾換算成他自己時代的40萬法蘭西裡弗赫銀幣，根據馬修·帕裡斯的意見是值10萬銀馬克。


[154]
 　有人認為埃米爾要路易擔任他們的蘇丹，茹安維爾證明確有其事。伏爾泰感到很荒謬，我卻覺得不見得。馬穆魯克是異鄉人、強盜和敵手，他們對路易的英勇行為很欽佩，希望他能夠改變信仰。在他們喧囂的會議中，可能有個暗中身為基督徒的人提出這個建議，但是沒有得到認同。


[155]
 　[譯注]這位作家是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這段話引用自他的《世界史》第二卷第391頁。


[156]
 　他們現在已經減到8500人。但是每個馬穆魯克的費用需要100個金路易，埃及在這些外鄉人的貪婪和高壓之下呻吟。


[157]
 　東方的教長繼續運用雷電、地震、冰雹、野豬和假基督的先驅等圖像。


[158]
 　有關聖靈的順序這個神秘的題材，耶穌會教士佩塔維烏斯就歷史、神學以及理性或無理性的爭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159]
 　教皇在聖彼得的祭壇前放了兩面純銀製作的盾牌，每面重達94.5磅，把兩種信條全部刻在上面，表達的方式非常明確，顯示羅馬在公元830年時既沒有接受「暨」這個字，也不接受阿塔納修斯的信條。


[160]
 　法蘭西在制定一些嚴酷的法律以後，教會的戒律開始放寬。大齋期的飲食要求不像過去那樣嚴格，牛奶、奶酪和奶油可以長期食用，蛋類成為終年供應的食材。


[161]
 　《會議》的維也納版第10卷，包括宗教會議全部的法案和決議，以及佛提烏(820—891A.D.，君士坦丁堡教會長老和歷史學家)撰寫的歷史。迪潘(1657—1719A.D.，法國神學家)和弗勒裡加以刪節，對於以偏概全的觀點或明哲保身的態度，予以淡化處理或模糊鮮明的色彩。


[162]
 　君士坦丁堡在公元869年舉行的宗教會議就是第八次大公會議，也是東部受到羅馬教會承認的最後一次集會。羅馬教會反對公元867年和公元879年的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這兩次會議同樣是參加的人數眾多，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但是受到佛提烏的偏愛和重視。


[163]
 　安娜·科穆寧娜憎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教會以及拉丁人的領聖體儀式，辛納穆斯和尼西塔斯的態度更加激烈，看來歷史的呼聲要比教義的論戰更為溫和。


[164]
 　要是希臘人看到曼紐爾致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充滿政治意味的信函，他們就更能證實自己的疑惑是確有其事。要知道教皇是他的敵人腓特烈一世的敵人，所以才成為曼紐爾要爭取的朋友。拜占庭的皇帝公開表示他的意願，是要將希臘人和拉丁人聯合起來，就像在一個牧人管理下的羊群。


[165]
 　元老院議員尼西塔斯將艾薩克·安吉盧斯統治的歷史寫成3卷書，他擔任過行政長官和御前大臣的職務，也是內廷(皇宮)的法官，要是成為歷史學家，可以保證不受收買的公正態度。他的恩主下台和逝世以後他才開始寫作。


[166]
 　艾薩克的使臣同樣精通希臘、法蘭西和阿拉伯的語文，在那個時代是很少見的例子。他的使臣團受到隆重的接待，沒有發生作用就被遣返，帶著羞辱回到西方提出報告。


[167]
 　教皇承認這個蠻族的世系。他們的傳統、語言與拉丁人及瓦拉幾亞人極其相似，丹維爾對此曾經有詳盡的說明。圖拉真當年在達契亞建立的意大利殖民地，被從多瑙河到伏爾加河的遷徙浪潮所沖毀，另外一股波濤又從伏爾加河向著多瑙河回流。這是可能真實發生過的事，但是很奇怪!


[168]
 　這個比喻帶著非常粗野的風格，但是邁西亞人這個古典名字、磁鐵或天然磁石的試驗以及古老的喜劇詩詞，我希望不要引進瓦拉幾亞。


[169]
 　拉丁人到處宣揚阿歷克塞忘恩負義的行為，特別說他被土耳其人囚禁，是艾薩克將他救出來。這個悲慘的故事一直在威尼斯和扎拉流傳，但是我沒有發現希臘的歷史學家提到這回事。


[170]
 　這些領地的數量(1800位領主應該向國君效忠)在特魯瓦的聖斯蒂芬教堂都有登記，香檳的元帥和僕役長在公元1213年證實確有此事。


[171]
 　維爾哈杜因這個名字來自一個村莊或城堡，在特魯瓦教區，靠近奧布河，位於巴爾和阿西斯之間。這個家族古老而高貴，我們的歷史學家是長房，這一支延續到1400年以後，另外一個旁支獲得亞該亞公國，後來併入薩伏伊皇室。


[172]
 　維爾哈杜因的父親和他的後裔都能保有元帥的職位，但是迪康熱沒有用常見的精明態度繼續追查下去。我發現在公元1356年這個職位落在康夫蘭家族手裡，但自從與法國的元帥的職位失之交臂以後，這些省民中有很長的時間沒有出現顯赫的人物。


[173]
 　維吉尼爾和迪康熱的譯本和詞彙對這種語文有所解釋，我會提出一些實例來說明。布羅斯(1709—1777A.D.，法國歷史學家和薩路斯特作品的編輯)校長將之當成一種語文在法蘭西消失的範例，只有文法學家才會去學習和運用。


[174]
 　他的年齡和表達的方式，證明大家的懷疑的確有道理，那就是他不能讀也不會寫。然而香檳可以吹噓他們有兩位最早的歷史學家，也是法蘭西散文最高貴的作者，即維爾哈杜因和茹安維爾。


[175]
 　鮑德溫和兄弟亨利先後成為法蘭德斯伯爵，他們的十字軍東征和統治，是耶穌會教士杜特裡門斯極其獨特的歷史主題，我僅能用迪康熱的觀點去閱讀他的作品。


[176]
 　帕吉(1624—1695A.D.，希臘編年史家)和貝雷提都曾深入研討威尼斯的建國和獨立以及丕平的入侵。兩位學者難免有點偏見，法蘭西人反對這個共和國，意大利人表示贊同。


[177]
 　查理曼大帝的兒子重申他的統治權力，忠誠的威尼斯人的答覆無法令他感到滿意，他才發起入侵的行動。早在公元9世紀傳出信息，到公元10世紀才成為事實，克雷摩那的勒特普朗德派出的使臣可以證明。皇帝同意他們將貢金支付給意大利國王，用來緩和他們遭到奴役的境遇，結果使他們有了兩位主子。


[178]
 　我從安德森的《世界貿易史》瞭解到威尼斯人在公元1323年以前，沒有與英格蘭建立貿易的關係。他們的財富和商業最興旺的時代是在15世紀初葉，杜博斯(1670—1742A.D.，法國歷史學家和評論家)神父的著述適切地描述出了這種盛況。


[179]
 　威尼斯人很晚才撰寫和出版他們的歷史著作，最古老的典籍：(1)約翰·薩戈尼努斯所著比較簡略的《年代記》，敘述威尼斯在公元1008年的國家狀況和民情風俗；(2)《威尼斯元首安德魯·丹多羅全傳》共12大冊，穆拉托裡在1728年首次出版。勞吉爾神父的《威尼斯史》是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作品，我主要參考它在憲法和制度方面的記述。


[180]
 　亨利·丹多羅84歲(1192A.D.)時當選為元首，97歲(1205A.D.)逝世。但是那些早期的作者都未提及這種極其罕見的長壽，也不可能再出現另一個例子，說是有位英雄人物的年齡將近100歲。狄奧弗拉斯圖斯提到有位作者是99歲，可能是把原文裡「90」這個詞弄錯了。根據最後那位編輯菲捨爾和最初有這種想法的卡索邦所述，我同意他們的意見，原文應該是「70」。要說心靈和身體的能力，能夠支持他們一生經歷這麼長的時期，確實是很不可思議的事。


[181]
 　現在的威尼斯把這件事歸咎於曼紐爾皇帝下的毒手，但是維爾哈杜因和較早期的作者拒絕接受這種誹謗之詞，他們認為因丹多羅受傷才喪失了他的視力。


[182]
 　[譯注]威尼斯共和國的征服組織非常複雜，主要的決策機構是元首和6位輔政官組成的元首評議會，還要加上元老院10位議員，共17人組成的委員會。


[183]
 　卜尼法斯的功績在於討伐阿斯提反叛的市民並獲得勝利(1191A.D.)、巴勒斯坦的十字軍東征，以及擔任教皇的使節與日耳曼的君王舉行談判。


[184]
 　可以參閱甘特所著《日耳曼人十字軍東征史》，極為推崇他的院長馬丁的朝聖之旅。馬丁也是訥伊的富爾克在宣講方面的主要對手，所主持的修道院在巴西爾教區，遵行切斯特西亞教規。


[185]
 　賈德拉就是現在的扎拉，從前是羅馬人的殖民地，奉奧古斯都為他們的保護人和開創者。這座小島的周長目前只有2英里，居民大約有5000到6000人，但是城防工事非常堅固，有一座橋樑和大陸連接。可以參閱斯邦和惠勒這兩位志趣相投者的遊記，後者把西斯特提亞錯認為西斯特提，將一座有雕像和石柱的拱門估價為12英鎊。在他那個時代，要是扎拉附近的樹林都已消失，也就是說沒有人種植很多櫻桃樹的話，那就不可能出產舉世聞名的黑櫻桃酒了。


[186]
 　現代讀者聽到君士坦丁堡的「貼身侍從」這個名詞會感到驚奇，這是用來形容年輕的阿歷克塞的，原因是他還年幼，就像西班牙人的「貴族少年」或羅馬人的「高貴的男孩」一樣。要知道騎士的侍童和「貼身侍從」像騎士一樣，都是貴族出身。


[187]
 　他的兩個哥哥是雷尼爾和康拉德，前者娶曼紐爾·科穆尼努斯皇帝的女兒瑪利亞為妻；後者是狄奧多拉·安吉拉的丈夫，她是艾薩克和阿歷克塞皇帝的妹妹。康拉德離開希臘宮廷和公主，追求個人的榮譽，前去防衛提爾，對抗薩拉丁。


[188]
 　尼西塔斯指控元首和威尼斯人，說他們是發起戰爭對付君士坦丁堡的始作俑者。同時他認為這位皇家的放逐者返回以後，只能為國家和人民帶來羞辱。


[189]
 　維爾哈杜因和甘特代表兩個黨派不同的情感和想法。馬丁院長離開扎拉的軍隊，自己趕到巴勒斯坦，奉派出使前往君士坦丁堡，在第2次圍攻作戰中成為目擊證人。


[190]
 　安德魯·丹多羅的出身和地位，使他想要找出威尼斯的檔案，明瞭祖先光榮的事跡。他的描述之所以被認為過於簡短，那要歸咎於現代的作家，如薩努多、布隆杜斯、薩貝利庫斯和拉姆努修斯等人，他們的敘述實在是冗長瑣碎。


[191]
 維爾哈杜因的感情和表達方式原始而真誠，他經常會流下眼淚，但戰爭的光榮和危險給他帶來歡樂，埋首案牘的作者無法體會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


[192]
 　在這次航行中，拉丁人幾乎把所有的地理名詞全部弄錯，卡爾基思的現代稱呼和埃維亞的所有地名，都出現在他們的航行記錄中，如優裡普斯、伊維裡坡、尼格裡頗、內格羅邦特，真是使我們的地圖蒙羞。


[193]
 　我從維吉尼爾的版本裡，拿音節響亮的帕朗德這個名詞，來稱呼平底船，相信現在地中海中依然在使用這種船隻。如果我是用法文寫作，那就會改用原來的名稱vessiers或huissiers，而huis的意思是門板，像吊橋那樣放下來，但在海面上時，會被收進船的一側。


[194]
 　為了避免把這些人都含糊籠統地稱為隨從人員，我採用維爾哈杜因的用法，把所有不是騎士的乘馬作戰人員都稱為下級武士，這些下級武士可以在軍隊服役，也可以執行法律職務。要是我們參觀遊行的隊伍或威斯敏斯特大廳，就會看到這種區分以後產生的奇特結果，下級武士幾乎無所不能(譯按：這個名詞到現代還被用在軍事組織方面，成為士官階級的專用語，處於士兵和軍官之間，倒是與古代精神相吻合)。


[195]
 　迪康熱對於加拉太的臣民和那條鐵鏈，敘述很正確而且完整，這是不用說的事。同樣可以參閱迪康熱的著作《C.P.克裡斯蒂納》有關的章節。加拉太的居民是如此虛榮和無知，把自己看成聖保羅書信裡的加拉太人(譯按：可以參閱《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


[196]
 　這艘衝破鐵鏈的船隻名叫「老鷹號」，布隆杜斯將之改為「北風號」。迪康熱的《觀察》維持後者的解釋，但是他沒有看到丹多羅高雅華麗的原文，也沒有考慮港口的地理位置，通常是東南風產生最大的功效。


[197]
 　勒·博認為君士坦丁堡有100萬居民，編成6萬名騎兵和無數步卒的軍隊。在當前沒落的狀況之下，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可能有40萬人。但是土耳其人沒有出生登記的規定，整個的環境都造成誤解和掩飾，不可能知道他們城市真正的人口數。


[198]
 　就是運用君士坦丁堡最正確的地圖，我也無法使測量的距離超過4000步，然而維爾哈杜因算出這一段的長度是3里格。要是他沒有老眼昏花，一定是用古老的高盧裡格來計算，也就是等於1500步，現在的香檳地方可能仍舊在使用。


[199]
 　維爾哈杜因把衛隊稱為瓦蘭吉，說他們是英格蘭及丹麥人。無論他們最早源於何處，一個法蘭西朝聖者不應該弄錯那個時候衛隊編制的國籍。


[200]
 　他們在擲骰子賭錢的時候，拉丁人就把他戴的皇冠拿下來，換上一頂呢絨或毛皮的帽子。如果這些開玩笑的同伴是威尼斯人，就會影響到他們的通商貿易和整個共和國的利益。


[201]
 　元首非常肯定地表示，他們付給威尼斯人要比法蘭西人慢得多。但是他也承認，這兩個民族對付款的問題當然有不同的記載。他讀過維爾哈杜因的著作嗎？不過，希臘人一直在埋怨，並且抱著不以為然的態度。尼西塔斯不僅表示惋惜，而且大肆抨擊。


[202]
 　尼西塔斯很明確地指出引發災難的人就是法蘭德斯人，雖然他誤以為這是一個古代的稱呼。維爾哈杜因為法蘭西的貴族辯護，說不知道是誰犯下這個罪行(或許是裝著不知道)。


[203]
 　這個被遺忘的人物名叫尼可拉·卡納布斯，他獲得尼西塔斯的讚揚，難逃穆爾佐菲烏斯的報復。


[204]
 　維爾哈杜因說他是受重用的寵臣，不知道他是一位親王，有安吉盧斯和杜卡斯的皇室血統。迪康熱認為他是艾薩克·杜卡斯·塞巴斯拉克拉特的兒子，以及阿歷克塞四世的遠房堂兄弟，到處找資料證明此事。


[205]
 　尼西塔斯證實雙方的談判，可能就是那次會議，出於丹多羅和維爾哈杜因的體諒，為了避免引起反感，所以後來閉口不提。


[206]
 　鮑德溫提到他們兩次企圖燒掉艦隊，維爾哈杜因僅敘述第一次的情況。沒有一個戰士認為希臘火具備非常特殊的性質，這點倒是發人深思。


[207]
 　迪康熱將他的學術才華全部用在研究「皇家的旌旗」這個題材上。威尼斯把這面聖母瑪利亞的旗幟當作戰利品和遺物，如果確有此事，那麼虔誠的元首已經騙了希托的僧侶。


[208]
 　維爾哈杜因承認他們要冒很大的危險，甘特魯斯同意這場勝利來之不易。然而騎士瞧不起要逃走的想法，僧侶都讚譽他們的同胞有必死的決心。


[209]
 　鮑德溫和所有的作者都頌揚這兩艘船，英勇作戰配得上他們的名字。


[210]
 　尼西塔斯用荷馬提過的名字來稱呼這個巨人，說他有18碼高，這種身材讓希臘人產生恐懼之感，實在是沒的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比起自己國家的遭遇和真正的事實，歷史學家看來更樂於接受這種極為奇異的現象。鮑德溫甚至高呼大衛的名字。


[211]
 　雖然這把火在作戰的時候放得合法也是正當的行為，維爾哈杜因還是不知道誰是禍首，甘特認為是日耳曼人，他們好像感到很羞愧的樣子。唉，這些縱火者!


[212]
 　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圍攻和征服，可以參閱維爾哈杜因的作品中記錄的鮑德溫致英諾森三世的書信，以及尼西塔斯敘述有關穆爾佐菲烏斯全部的統治狀況，還有丹多羅和甘特所暗示的事項，對於預言和幻想多加一些修飾的辭句。丹多羅提出埃裡斯蘭的西比萊神諭，說是亞得裡亞海出現實力強大的軍隊，在一位瞎眼酋長的指揮之下與拜占庭激戰不已。這個預言完全符合事實，真是令人感到奇怪。


[213]
 　整個數額不能一定說是40萬，有的抄本記載是50萬銀馬克。威尼斯人曾出價獲得全部戰利品和掠奪物，然後分給每位騎士400馬克、教士和騎兵200馬克、步卒100馬克。他們原本可能才是真正的輸家。


[214]
 　英國使臣在里昂的會議中報告，國王的歲入低於外國的教士，每年的總額是6萬銀馬克。


[215]
 　要是看到尼西塔斯的希臘食譜，我們會發現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他們喜愛的菜餚不過是煮熟的牛排、鹹肉和豌豆以及大蒜和辛辣香草做的湯。


[216]
 　尼西塔斯用非常刻薄的言辭來譴責拉丁人，說他們對於希臘和荷馬根本一無所知。事實上，在12或13世紀時，拉丁人的語文並沒有與文學完全絕緣。


[217]
 　尼西塔斯的手抄本保存在波德裡安圖書館，對於君士坦丁堡的雕像有一些吉光片羽的記載，出於欺騙、羞愧或是大意的關係，在普通版本中都已經刪除。法比裡修斯(1668—1736A.D.，學者和語言學家)將手抄本出版以後，索爾茲伯裡那位靈敏的哈里斯給予頂禮膜拜的讚譽。


[218]
 　[譯注]帕裡斯皇子把金蘋果給了愛與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證明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神，使得天後赫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極為不滿，結果引起特洛伊戰爭。


[219]
 　為了說明赫拉克勒斯的雕像，哈里斯引用希臘人的雋語，並刻在美麗的寶石上，但沒有完全模仿原來那座雕像的姿態。原像不帶棍棒，右腳右臂盡量向前伸。


[220]
 　我把這些尺寸的比例摘錄下來，看來大拇指和腳的大小顯然不相稱(譯按：要是大拇指跟腰一樣粗，那麼腳應該有10個人那麼長才對)，可見尼西塔斯喜歡誇大其辭，這種鑒賞的品位只能表現裝腔作勢的虛榮。


[221]
 　[譯注]朱諾是羅馬神話裡的主神，身為天後，是天神朱庇特之妻，司生育、婚姻，是婦女的保護神，地位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赫拉。


[222]
 　拉丁人的編輯認為這位歷史學家的風格是吹牛和杜撰。


[223]
 　尼西塔斯有兩段文章譴責拉丁人貪財好貨，把那種可恥的嘴臉描述得惟妙惟肖。然而威尼斯人將4匹銅馬從君士坦丁堡搬到聖馬可廣場，這可說是功德無量。


[224]
 　看來馬丁院長是信仰虔誠的強盜，把價值連城的貨物運到巴西爾教區中他的巴黎修道院。但為了秘密保存戰利品，他被革出教門，或許也違背了他立下的誓言。


[225]
 　我在結束這一章時，特別要提到一本現代歷史著作，敘述拉丁人奪取君士坦丁堡的事跡，等我到手為時已晚。保洛·拉穆西奧是遊記編輯的兒子，受威尼斯元老院委託寫出這部征戰史，他年輕時就接受這個工作，到中年才完成風格典雅的拉丁文巨著。雖然他獲得了維爾哈杜因的抄本，但還是運用很多拉丁和希臘的史料，敘述的內容非常豐富完整。我們特別感激他的地方在於他對艦隊進行了正確的記載，記錄了50位指揮共和國戰船的威尼斯貴族姓名，以及記載了潘塔勒昂·巴爾布斯基於愛國心反對推選元首擔任皇帝一事。


[226]
 　談到元首受到一位法蘭西選舉人的提名，他的親戚安德魯·丹多羅(與他同名)證明他拒絕接受。現代的作家從布隆杜斯到勒·博全都添油加醋地大肆讚揚一番。


[227]
 　尼西塔斯跟虛榮無知的希臘人沒有兩樣，把蒙費拉侯爵看作一個海上霸權。難道蒙費拉侯爵也為倫巴第的拜占庭情結所欺騙，會沿著卡拉布裡亞的海岸向外擴展？


[228]
 　他們要托馬斯·摩羅西尼立下誓言：關於聖索菲亞教堂教團成員，所任命的合法選舉人必須是威尼斯人，而且要在威尼斯居住10年以上。但是其他國家的教士對這件事感到嫉妒，教皇不批准這種民族的專利和壟斷，在君士坦丁堡的6個拉丁籍教長中，只有頭一位和最後一位是威尼斯人。


[229]
 　英諾森三世的信函對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而言，成為教會和民事制度最有力的基礎。穆拉托裡把這些重要的信件放在他的年表之中。


[230]
 　在分割疆域的協定中，書記將大多數的地名都弄錯了，現在先要改進有關的地理知識。我們要想明白拜占庭帝國最後階段的狀況，一份精確度良好的地圖確有必要。但是，老天!丹維爾已經不在人世了!


[231]
 　迪康熱特別指出這次征戰的勝利，在於威尼斯政府或貴族使出全力，他們最大的報酬是獲得甘地亞、科孚、塞法羅尼亞、扎特、納克索斯、帕洛斯、梅洛斯、安德羅斯、麥科尼、賽洛、西阿和勒諾斯這些島嶼。


[232]
 　卜尼法斯在公元1204年8月12日出讓甘地亞島，但我不瞭解為什麼說成是他母親的嫁奩，也不明白他的母親怎麼會成為阿歷克塞皇帝的女兒。


[233]
 　威尼斯元首彼得·扎尼在公元1212年從各區派出人員，送往甘地亞去建立殖民地。甘地亞人如同受到熱那亞高壓統治的科西嘉人一樣，不斷出現殘酷的暴行和叛亂的活動。當我比較貝倫和圖內福爾的報道時，發現威尼斯人統治的島嶼與土耳其人統治的島嶼，看起來沒有什麼差別。


[234]
 　維爾哈杜因和尼西塔斯敘述卜尼法斯侯爵到希臘的遠征行動，孔尼阿特從他的兄弟米凱爾獲得這個消息。米凱爾是雅典總主教，大家認為他是演說家、政治家和聖徒。他為雅典所寫的頌辭以及對坦佩的描述，記載在波德裡安圖書館的尼西塔斯手抄本中，後來曾經刊行出版。哈里斯應該對內容進行了詳盡的探查。


[235]
 　那波利或稱諾普裡亞，是阿爾戈斯一處古老的海港，位於岩石遍佈的半島，不僅防務堅實，而且仍舊是非常優良的港口。


[236]
 　我已經緩和了尼西塔斯的表達方式和情緒，他使盡力氣要讓大家知道法蘭克人的僭越和傲慢。


[237]
 　這座城市被赫布魯斯河環繞，位於哈德良堡的南邊6個裡格，有雙重的城牆保護，因此希臘名字是迪迪摩提克斯，發音逐漸變成德摩提卡和迪摩特，我還是使用更為方便和現代的稱呼德摩提卡。這裡也是查理十二在土耳其最後居住的地方。


[238]
 　維爾哈杜因用完全開放的心靈談到他們的爭吵。希臘的歷史學家承認元帥的功勳和名聲，不像很多現代英雄只能在回憶錄上看到自己的事跡。


[239]
 　在尼西塔斯、維爾哈杜因和甘特魯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穆爾佐菲烏斯可憐的下場。對於這個暴君或叛徒，元帥和僧侶都沒有表示一點憐憫之心，不過，比起他的罪行而言，對他的懲罰更是史無前例。


[240]
 　阿爾卡狄烏斯豎立這根石柱，四周都有浮雕，用來紀念他和他的父親狄奧多西的勝利，現在還存留在君士坦丁堡，吉利烏斯(16世紀法國自然科學家)、班杜裡(1671—1743A.D.，希臘古物學家和牧師)和圖內福爾都對之有過描述和測量。


[241]
 　甘特的胡說八道和現代希臘人的迷信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奇怪之處是拉丁人征服行動的50年之前，詩人策策斯(12世紀的僧侶、歷史學家、學者和詩人)提到一個貴婦人的夢，她看到一支軍隊在廣場，有個人坐在石柱上面，用手鼓掌以後發出很大的歎息聲音。


[242]
 　迪康熱的《拜占庭的世家貴族》對於尼斯、特拉布宗和伊庇魯斯的王朝，用學術研究的程序進行探索，表達的方式非常明確。


[243]
 　除了帕契默和格列戈拉斯的作品中所提到的一些事實，現在還可以運用，拜占庭的作者拒絕提起特拉布宗帝國或拉齊公國，對於拉丁人來說，是在14或15世紀的傳奇小說中比較出名。然而工作起來不眠不休的迪康熱，在博韋的文森特和秘書長奧吉裡烏斯的著作中，找到兩段可信的記載。


[244]
 　我帶著毫無拘束和相當自信的心情，將迪康熱的8本歷史作品作為維爾哈杜因的補遺，帶著一點豪放無羈的風格，可以譽為原創和古典的名著。


[245]
 　科曼人或土庫曼人的旗，12和13世紀時，在摩爾達維亞的邊緣地區逐水草而居，大部分族人都是異教徒，只有一些成為伊斯蘭信徒，經過匈牙利國王劉易斯的努力，整個旗改信基督教(1370A.D.)。


[246]
 　尼西塔斯不知是出於無知還是惡意，把這次敗北歸咎於丹多羅的怯懦，但是維爾哈杜因願意與德高望重的朋友分享這份榮譽。


[247]
 　真正的地理位置和維爾哈杜因的原文記載，羅多斯托到哈德良堡的距離是3天的行程。但是在維吉尼爾的譯本裡，這個距離很荒謬地被改為「3個時辰」，迪康熱也沒有更正譯文的錯誤，使得一些現代作者陷入困難，他們的名字我還是不提為好。


[248]
 　維爾哈杜因和尼西塔斯都提到鮑德溫的統治和最後的結局，有些遺漏的地方由迪康熱在《觀察》一書中加以補充，直到第一卷最後的部分。


[249]
 　澄清所有可疑和推測的情節之後，我們可以證實鮑德溫的死亡：(1)法蘭西貴族都相信他的死亡；(2)卡洛·約翰公開宣佈，對於沒有釋放被俘的皇帝感到非常抱歉。


[250]
 　我帶著遺憾的心情得知這樣令人傷感的結局，不僅喪失第一手的歷史記載，也無法獲得迪康熱內容豐富的說明資料。傑福瑞最後幾頁的敘述，可以參閱亨利給英諾森三世的兩封書信，更容易弄清楚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251]
 　元帥在公元1212年還活在世間，可能沒過多久就亡故了，但是並沒有回到法蘭西。卜尼法斯把美西諾堡當禮物送給他作為采邑，這個地方是古老的馬克西米安波裡斯，就色雷斯的城市來說，在阿米阿努斯·馬塞利努斯的時代非常興旺繁榮。


[252]
 　帖撒洛尼卡以聖德米特裡烏斯為主保聖人的教堂，運用聖墓的宗教法規。教堂保有一瓶神聖的油膏，每天持續分泌，份量不會減少，這是最驚人的奇跡。


[253]
 　[譯注]霍諾雷斯三世是意大利籍教皇(1216—1227A.D.)，為西西里國王腓特烈二世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並促其率領十字軍東征。


[254]
 　阿克洛波利塔證實科特尼的彼得死於刀劍之下，但從他這種不詳而曖昧的措辭，我可以推斷彼得過了一段囚徒的生活。《歐塞爾年代記》將皇帝死亡的時間延到1219年，歐塞爾就在科特尼的隔壁。


[255]
 　馬裡努斯·薩努都斯很高興聽到這種血腥的行為，就抄寫在作品頁次的空白處當成註釋，然而他承認那名少女是羅伯特的合法妻室。


[256]
 　腓特烈二世與布裡恩的約翰的女兒結成連理，詹農曾經進行過研討，認為對於那不勒斯和耶路撒冷的統治可以形成雙重的聯合。


[257]
 　有關本案的始末可以參閱阿克洛波利塔的著作。這位歷史學家在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後來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公元1233年他才11歲，他的父親衝破拉丁人的鐵鏈，丟下很多財產，逃往希臘人在尼斯的宮廷，他的兒子阿克洛波利塔後來在那裡擢升到最高的職位。


[258]
 　菲利普·穆斯克斯是圖爾尼的主教(1274—1282A.D.)，對於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用古老難懂的法蘭德斯法文寫了一首詩，也可以說是幾行韻文，裡面提到這幾位英雄人物。迪康熱把它放在維爾哈杜因作品的後面出版，其中也提到了英勇的布裡恩的約翰。


[259]
 　路易九世不僅沒有批准科特尼的轉讓，還出面加以阻止。現在科特尼已經併入皇家的領地，但是獲准答應租讓給布蘭維利耶家族一段時間：內穆爾在法蘭西島的選擇定案以後，科特尼是一個有900位居民的市鎮，還留存著一座城堡的遺跡。


[260]
 　茹安維爾的著作裡提到，有位科曼人的君王過世時沒有受洗，埋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門口，用活生生的奴隸和馬匹陪葬。


[261]
 　迪康熱對Perparus、Perpera、Hyperperum這些詞只有籠統而簡短的說明：都是錢幣。我認為Perpera是一種銀幣，相當於四分之一的銀馬克，幣值約為10個先令。


[262]
 　布瓦洛的盧特林展示內部的狀況，包括皇家禮拜堂最精緻的收藏品。很多與習俗和制度有關的事項，由評注者布洛塞提和德聖馬可加以搜集和說明。


[263]
 　這個奇跡發生在1656年3月24日，當事人是當代天才人物帕斯卡的侄女，這位優秀的天才人物，還有在場的阿諾德和尼科爾都相信並且證實這個奇跡，給耶穌會教士帶來很大困擾，也救了約翰遜教派的信徒。


[264]
 　伏爾泰花了很大力氣想證明這件事一無是處，但是休謨運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265]
 　拉丁人逐漸衰亡以致喪失君士坦丁堡，迪康熱所編纂的歷史文集第三、四、五冊有詳盡的敘述，但是對希臘人的征服過程，他將很多的情節略而不記。可以在喬治·阿克洛波利塔大部頭歷史著作，以及格列戈拉斯的前3卷作品中，找到所遺漏的史料。這兩位作者寫出了一系列的拜占庭歷史，他們的運道很好，能遇到最優秀的編輯，也就是羅馬的阿拉提烏斯以及巴黎銘文學會的約翰·布瓦萬。


[266]
 　希臘人羞於提及任何外國的幫助，隱瞞與熱那亞的聯盟以及接受援軍的事實，但是兩位公正的外籍人士——維拉尼和南吉斯的證詞可以證明確有其事。同時烏爾班四世提出威脅之詞，要撤銷熱那亞總主教的職位。


[267]
 　應該預先準備一些說辭，用來調和不同的數量：尼西塔斯說是800名士兵，斯潘杜吉諾則說是2.5萬人；阿克洛波利塔認為部隊由希臘人和西徐亞人組成；米凱爾在給教皇烏爾班四世的書信中提到軍隊的數量龐大。


[268]
 　帕契默將他們取名為「志願軍」，並且敘述有關的狀況。


[269]
 　韃靼甚至是摩爾達維亞的曠野都已經找不到這些科曼人，旗的部分人員歸順約翰·瓦塔西斯，很可能被安置在受戰火蹂躪後渺無人煙的地區，使該地區成為兵源地。


[270]
 　小亞細亞的地區乾旱，最早發明風車，諾曼底早在公元1105年就開始使用。


[271]
 　這是研究中世紀的史學大師萊布尼茨(1646—1716A.D.，德國哲學家、數學家和政治顧問)的意見，我只能舉兩個來自巴勒斯坦的案例，一個是迦爾默羅修會的譜系，另一個是洛雷托家族的逃走。


[272]
 　要是我把薩拉森人列入蠻族，那是因為他們在意大利和法蘭西無論是發起戰爭還是入侵行動，唯一的目的是搶劫和毀滅。


[273]
 　在我們的時代提到「歐洲的社會進步」這個令人感興趣的題材，就會從蘇格蘭射出一道強烈的哲理之光。我要反覆提到休謨、羅伯遜和亞當斯密的名字，無論於私於公都抱著關切之情。


[274]
 　《高貴顯赫的科特尼家族宗譜史》是以埃茲拉·克利夫蘭所著，他是威廉·科特尼的私人教師和霍尼頓校長，該書是對開本，公元1735年出版。我已經盡量加以參考運用，但不會受限於該書。書中第一部分摘錄提爾·威廉的著作，第二部分來自布歇的《法蘭西史》，第三部分是德文郡的科特尼家族有關資料，包括公眾、行省或私人的歷史記載。霍尼頓校長全篇充滿感激之情，辛勤的工作和嚴格的批評相形之下已無足輕重。


[275]
 　阿莫因的繼任人是弗勒裡的僧侶，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段提到這個家族，可以說是最早的記事，時間是12世紀。


[276]
 　丹維爾定出圖爾貝賽爾的位置，離措伊格瑪約24英里，是渡過幼發拉底河的主要通路。


[277]
 　喬斯林的所有權在《耶路撒冷條例》中很清楚地規定，列入王國的領地期限，這些數據搜集的時間在公元1153年到1187年。喬斯林的家譜現在還可以查到。


[278]
 　蘇吉是修道院的院長，後來出任攝政，他的信函是當代最重要的歷史文件，裡面提到科特尼的雷吉納德到處搶劫生事，處置的方式非常不合情理。


[279]
 　科特尼最後一位男性後裔是查理·羅傑，死於1730年，沒有留下兒子。最後一位女性後裔是海倫尼·科特尼，她嫁給路易·波弗雷蒙，獲得的身份是法蘭西的公主，後來巴黎的國會將她的頭銜廢除(公元1737年2月7日)。


[280]
 　除了運用克利夫蘭所寫宗譜史中最有價值的第3冊以外，我還參考了達格杜勒，他是宗譜學之父。


[281]
 　這些名門大族像是裡弗斯、黎保裡和雷德弗爾，都在愛德華一世時代香煙斷絕在伊莎貝拉·福提布斯手裡，她是個名聲顯赫和極有權勢的孀婦，比她的兄弟和丈夫活得更長久。


[282]
 　有些人認為這個人是指德文的裡弗斯伯爵，但是英國人表示裡弗斯伯爵生活在15世紀而不是13世紀。


[283]
 　[譯注]公元1348年英國國王愛德三世設立嘉德勳章，成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騎士勳位和英國頒勳制度中最高的等級。獲得這一勳章極其不易，現在包括英國國君在內，最多只有25名活在世上的佩戴者。


[284]
 　[譯注]亨利七世(1457—1509A.D.)，都鐸王朝第一代英格蘭國王與理查德三世爭雄獲得勝利，結束玫瑰戰爭，為英格蘭的強盛繁榮奠定基礎。


[285]
 　[譯注]愛德華四世(1442—1482A.D.)，英格蘭國王，在玫瑰戰爭中擊敗蘭開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取得王位。入侵法蘭西，簽訂條約使經濟得以復甦。


[286]
 　[譯注]亨利八世(1491—1547A.D.)英格蘭國王，不顧教皇反對，與凱瑟琳王后離婚，取安妮為妻。國會通過法案尊國王為國教的首腦。


[287]
 　提到尼斯幾位皇帝的統治，特別就約翰·瓦塔西斯和他的兒子來說，他們的大臣喬治·阿克洛波利塔，才真正是同時代的人。但喬治·帕契默跟隨希臘人回到君士坦丁堡時才19歲。雖然尼西弗魯斯生在14世紀，他的歷史著作是從拉丁人奪取君士坦丁堡開始，記載的內容非常有價值。


[288]
 　喜愛拜占庭歷史文物的讀者會發現，我們沉浸於這些寶貴的細節是多麼難得的事。


[289]
 　波斯人會說，居魯士是臣民的父親而大流士是臣民的主子，這樣的話可以用在瓦塔西斯和他兒子身上。帕契默把溫和的大流士誤以為是殘酷的康比斯藩王或暴君。大流士建立稅賦制度，被人不齒，但並非憎惡，所以大家稱他為商賈或掮客。


[290]
 　阿克洛波利塔讚許自己堅持立場，能忍受廷杖，不再參加國務會議，直到奉召無法推辭。他在歷史著作中記載狄奧多爾的功勳和他自己的服務，可以參閱格列戈拉斯作品中有關他的事跡。


[291]
 　當代的地理學家像是塞拉裡烏斯(1638—1707A.D.，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和丹維爾，以及我們的旅行家，特別是波科克(1604—1691A.D.，英國東方學者)和錢德勒(1738—1810A.D.，旅行家和作家)都教我們分辨小亞細亞的兩個馬格尼西亞，一個在米南得河，另一個位於西庇盧斯山。後者是現在提到的地方，仍舊是座市面繁榮的城市，位於西麥拿的東北方距離約8里格或8個小時的行程。


[292]
 　阿克洛波利塔敘述這個奇特案件的有關情節，以後的作者好像並沒有注意此事。


[293]
 　帕契默談到這些野蠻的審判程序總是有點藐視，然而他非常肯定地表示，年輕時看到很多人能忍受烈火判罪法的測試，而且不會受傷。他是希臘人，難免有這種輕信的性格，但是精明的希臘人可能會找到療傷的技巧或欺騙的手法，來應付迷信的行為或他們的暴君。


[294]
 　我不把帕契默比為修昔底德(公元前5世紀末希臘歷史家，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或塔西佗，而是稱許他的敘述帶著雄辯、明快和容忍的自由精神，詳細記敘了帕拉羅古斯登極稱帝的過程。阿克洛波利塔較為小心謹慎，格列戈拉斯則更為簡潔明確。


[295]
 　聖路易在他的疆域內廢除決鬥審判，他的榜樣和權威終於在法蘭西佔得上風。


[296]
 　亨利二世對民事案件給予被告選擇的機會：格蘭維爾要靠證據來裁決，決鬥審判在弗勒塔受到譴責。然而決鬥判罪法在英格蘭的法律中從來沒有廢止，最遲到17世紀的初葉還要依據法官的裁定進行決鬥。


[297]
 　權杖是一根長杖，成為正義和權力的象徵，荷馬筆下的英雄曾經使用。後來的希臘人把它稱為Dicanice，皇帝的權杖用紅色或紫色來加以區別。


[298]
 　阿克洛波利塔很肯定地表示，這種軟帽模仿法蘭西的式樣。但從帽頂加上紅寶石用來裝飾這點來說，迪康熱認為是希臘人常用的高冠式禮帽。難道阿克洛波利塔會弄錯自己宮廷的服裝？


[299]
 　這種使人喪失視力的比較溫和的方式，最早是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用在自己身上，他要讓心靈保持寧靜，必須離開可見的世界，真是一個極其愚蠢的故事。拉丁人和意大利人用abacinare這個詞來表示，讓迪康熱有機會探討如何使人變成瞎子：最殘暴的手法是剜目，或是用燒紅的鐵針刺瞎，再不然將滾熱的醋汁淋到眼睛裡，還有就是頭上扭緊一根繩子直到眼珠從眼窩裡迸出來。啊!這些心狠手辣的暴君。


[300]
 　帕契默和格列戈拉斯都如實提到米凱爾的罪行和革除教門的處分，他的表白和懺悔使他們恢復了自由。


[301]
 　帕契默提及阿爾塞尼烏斯的流放，他在成為代理主教的時候，曾到荒島去拜訪阿爾塞尼烏斯。不肯寬恕米凱爾的教長最後那份遺囑仍舊流傳於世。


[302]
 　帕契默談起充滿奇跡的審判時，就像哲學家，對於阿爾塞尼烏斯派信徒的陰謀表現出輕視的態度，把高齡聖徒的啟示放在他的棺木裡一起埋葬。一幅畫像流著淚，另外一幅則流著血，還有就是奇跡出現，治癒了一位又聾又啞的病人，等於是對他的懷疑提出的補償。


[303]
 　阿爾塞尼烏斯派信徒的事跡散佈在帕契默的13部著作中。他們的團結和勝利都記載在格列戈拉斯的作品裡，然而他既不愛護也不尊敬這些教徒。


[304]
 　帕契默的13卷歷史著作中，前面6卷敘述米凱爾七世的統治，這位皇帝過世時他大約是40歲。編輯普桑將他的歷史著作分為兩部出版，我還是遵從迪康熱和庫辛(1627—1707A.D.，法國歷史學家、希臘古典文學編輯和評論家)的意見，13卷歷史著作是完整的系列。


[305]
 　[譯注]烏爾班四世(1200—1264A.D.)，法蘭西籍教皇，為法蘭西國王路易九世之弟查理加冕為西西里國王，以抗拒日耳曼人的勢力。


[306]
 　[譯注]格列高利十世(1210—1276A.D.)，意大利籍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倫道夫一世修好，互相支持，發動十字軍東征，使希臘教會與拉丁教會和解。


[307]
 　從他們與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的通商交往中，他們把拉丁人打上貪婪和野蠻的標誌。學識淵博的維庫斯說道：「有些民族是名義上的異端邪說，拉丁人事實上就是如此。」他後來成為改變信仰者和教長。


[308]
 　我們可以將帕契默置於這個層級，他用冗長而坦誠的文字來描述這種概念，充斥於他的歷史著作第5卷和第6卷。然而希臘人對於里昂的宗教會議保持不置一詞的態度，似乎始終相信教皇一直住在羅馬和意大利。


[309]
 　瓦丁和阿拉提烏斯多少帶著誠摯的態度，從梵蒂岡的檔案中找出這些奇特的指示事項，弗勒裡將這些資料列入摘要或譯文裡。


[310]
 　米凱爾對面臨的災難提出坦誠而可信的自白，奧吉裡烏斯用粗野的拉丁文全部表達出來。瓦丁抄錄梵蒂岡的原稿，獲得這些寶貴的資料。他的《聖方濟各修會編年史》有對開本17卷(羅馬1741年出版)，最近，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讓我在書商的廢紙堆中見到了。


[311]
 　[譯注]馬丁四世(1210—1285A.D.)，法蘭西籍教皇，判處希臘皇帝米凱爾七世破門罪，在西西里晚禱事件中支持那不勒斯西西里國王查理一世，結果還是未能控制西西里。


[312]
 　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的講話留下一份很奇特的記錄，證明如果說希臘人是皇帝的奴隸，那麼皇帝就只不過是迷信和教士的奴隸。


[313]
 　[譯注]尼古拉三世(1225—1280A.D.)，意大利籍教皇，對教皇國進行改革，執行遏制西西里國王查理一世的政策，結束哈布斯堡王朝和安茹王朝爭奪西西里的鬥爭。


[314]
 　希羅多德的讀者會記得一件神奇的史實，賽納契裡布的亞述人大軍被解除武裝，遭到毀滅，看起來情節大同小異。可以參閱《歷史》第二卷一四一節。


[315]
 　按照薩巴斯·馬拉斯庇納這位熱心圭爾夫派人士的記載，查理的臣民辱罵邁因弗洛伊是一隻狼，等到邁因弗洛伊的作為像一隻羊，他們開始感到惋惜。他們受到法蘭西政府的壓迫，所以對他表示不滿也是正常的現象。


[316]
 　法蘭西人長久以來一直記得這件血腥的教訓：「要是我發起脾氣，就會在米蘭吃早餐，然後到那不勒斯舉行晚宴(亨利四世這麼說)。」「陛下或許會在晚禱時分到達西西里(西班牙使臣的回答)。」


[317]
 　兩位本土的作者尼卡斯特羅和斯佩修利斯提到過這次叛變和後續的勝利，一位是當代人士，另一位出生在下一世紀。愛國的斯佩修利斯拒絕接受叛徒的稱呼，否認與阿拉貢的彼得有任何事先的聯繫，說他是碰巧與艦隊和軍隊一起出現在阿非利加海岸。


[318]
 　格列戈拉斯讚譽上帝的神智，使得希臘和意大利的國家和君王保持均勢。為了使帕拉羅古斯獲得榮耀的名聲，而不是自己人的吹捧，我倒希望是由意大利的作者提起這種平分秋色的局面。


[319]
 　加泰蘭人和西班牙人處於種族混雜的狀況，可以組成最勇敢的軍隊，希臘人將他們稱為阿摩加瓦爾人，他們自己也是如此稱呼。蒙卡達和帕契默分別認為他們淵源於哥特人及阿拉伯人，要是不理會民族和宗教的自負心理，我認為後者比較合理。


[320]
 　我們可以從這些城市的人口中得到一些概念，就拿被圍攻的特拉勒有3.6萬名居民來說，這是前任皇帝重建以後的狀況，後來還是被土耳其人毀滅。


[321]
 　我從帕契默的著作中獲得金融和貨幣的詳情，他也描述了金幣逐漸貶值的狀況。甚至就是在約翰·杜卡斯·瓦塔西斯最繁榮的時代，拜占庭金幣的貴金屬和賤金屬比例也都相等。貧困的米凱爾·帕拉羅古斯被迫要鑄造新幣，成色是9開的黃金，銅的含量是二十四分之十五。等到他過世以後，成色的標準上升到10開黃金，當公眾遭到連續到來的災難，黃金成色又減低到只剩下原來的一半。君王可以紓解一時的困境，卻給信用和商業帶來長遠的打擊。法蘭西的金幣是22開(銅只佔十二分之一)，英格蘭和荷蘭的成色標準都定得很高。


[322]
 　帕契默對於加泰蘭戰爭的敘述非常冗長而且詳盡，集中在歷史著作第11、12和13這幾卷，直到他在1308年突然停筆為止。格列戈拉斯的記載比較簡潔但是非常完整。迪康熱就像法蘭西人那樣將這些戰爭當成冒險事跡，還是用一貫腳踏實地的作風，追查他們前進的方式和步驟。他引用一位阿拉貢人的歷史作品，我讀得津津有味，它被西班牙人捧上天，被譽為經典之作。蒙卡達模仿愷撒或薩路斯特(86—34B.C.，羅馬歷史學家和政治家)的風格，他可能摘錄希臘或意大利當代人士的作品。但是他從不引用那些權威之作，在國家的記錄中，我找不到他的同胞所建立的功勳。


[323]
 　維爾哈杜因用尊敬的態度兩次提到奧托·羅什。在奧索第一次出航的過程中，迪康熱盡他可能詳述他這個人和家庭的狀況。


[324]
 　從14世紀這些拉丁的君王當中，薄伽丘、喬叟和莎士比亞都借用雅典的提修斯公爵，作為他們書中的主角。一個無知的時代竟然把它的語言和習俗轉移到遙遠的國度。


[325]
 　就是這位君士坦丁把一位國王給西西里，把帝國最高榮譽給俄羅斯，把最高教權給底比斯，這些荒謬的無稽之談都適時受到迪康熱的抨擊。拉丁人把底比斯的領主誤稱為梅加斯·庫裡奧斯或「老爹」。


[326]
 　奧托可能是從米凱爾·孔尼阿特手裡接受雅典王國，孔尼阿特是總主教，保護雅典對抗暴君利奧·斯古魯斯(尼西塔斯在巴德溫諾)。米凱爾是歷史學家尼西塔斯的兄弟，他有一篇寫給雅典的頌辭，保持抄本的形式存放在波德裡安圖書館。


[327]
 　古代人或者至少是雅典人，相信全世界的蜜蜂都來自海美塔斯山。他們從小受到教導，要想保持康健、延長壽命，身體的外部要抹油膏，內部要服用蜂蜜。(譯按：採集自希臘海美塔斯山的百里香、牛至和其他香料植物的花蜜，清澄濃香，帶有暗褐色，目前還是世界上的極品蜂蜜，是天然優格的最佳互補食品，與堅果的配合效果最突出。)


[328]
 　迪康熱引用現代文法學家狄奧多西·濟戈馬拉斯的理論。然而斯邦和惠勒並非沒有判斷的能力，對於阿提卡方言仍舊較有好感。


[329]
 　安德洛尼庫斯二世能聽到抨擊之詞，證明臣民擁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他公開宣佈反對歷史的謊言，即使真有其事，他的譴責也在於針對誹謗而不是阿諛。


[330]
 　帕契默使用7卷書的篇幅，敘述安德洛尼庫斯二世前面26年的統治，所以標明作品的時間(1308A.D.)，為的是欺騙世人或實情如此，他以後不再執筆寫作，可能是人已死亡或感到厭惡的關係。


[331]
 　從帕契默結束歷史寫作以後，過了12年，坎塔庫澤尼才執筆從事著述，他的第一本書提到內戰，敘述的時間是安德洛尼庫斯二世統治的最後8年。這裡提到與摩西和愷撒相比，完全是法文譯者庫辛校長異想天開的想法。


[332]
 　格列戈拉斯的記載比較簡明，包括安德洛尼庫斯二世一生和漫長的統治。坎塔庫澤尼一直抱怨，說該記載將他的行為描述為虛偽不實和充滿惡意。


[333]
 　米凱爾的登極在公元1295年5月21日，逝世於公元1320年10月12日。他的弟弟狄奧多爾是第二次婚姻所出，繼承蒙費拉侯爵的爵位和領地，背棄祖國接受拉丁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建立了一個意大利君主的王朝，延續到公元1533年才告絕滅。


[334]
 　我們要感激格列戈拉斯，因為他我們才知道這個悲慘的奇異事件。坎塔庫澤努斯用小心謹慎的態度，掩蓋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所犯的惡行，他不僅是目擊者，可能還是共犯。


[335]
 　安德洛尼庫斯二世指定的繼承人是米凱爾·卡薩魯斯，也是他第二個兒子君士坦丁的私生子。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雖然是長孫，現在要取消他的法定繼承權，格列戈拉斯與坎塔庫澤努斯對於這個計劃的描述都是相同的。


[336]
 　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抱怨，4年4個月只能支用35萬拜占庭金幣，怎麼夠維持他的日常用度。然而，要是允許他去壓搾賦稅承包商，那麼負債的狀況就會緩和下來。


[337]
 　我一直在參考格列戈拉斯的《年代記》，他對這個工作非常堅持，真是令人印象深刻。這份年表可以證明坎塔庫澤努斯記錯採取行動的日期，原文發生謬誤也可能是因為抄寫者的無知和大意。


[338]
 　我盡力想要調和這兩種說法，坎塔庫澤努斯提到2.4萬枚金幣，格列哥拉斯說是1萬枚。對於老皇帝所處的困境，前者是要緩和而後者加以誇大。


[339]
 　恩主的幸運和成功使歷史學家嘗到甜頭，當然也要分享敗退的霉氣，與老皇帝的友誼只會「等著上絞架或進修道院的斗室」，不會僅僅被指責「行為像娼妓和守財奴那樣無恥」而只受到很輕微的發落。


[340]
 　阿格尼斯或艾琳是「奇妙」亨利公爵的女兒，亨利是不倫瑞克家族的族長。要是從著名的「獅王」亨利，也就是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的公爵、波羅的海海岸的斯拉夫人征服者算起，他是第四代。阿格尼斯的兄弟亨利綽號「希臘人」，這個綽號得自兩次到東部的旅行，但是都在他的姐妹結婚以後。我不知道怎麼會在日耳曼的腹地，為皇帝找到阿格尼斯這樣的對象，然後推薦到拜占庭宮廷。


[341]
 　《布蘭登堡回憶錄》的作者有皇室的身份，他讓我們知道，就是在當前這個時期，日耳曼的北部還是難逃貧窮和野蠻的惡名。公元1306年在呂納堡的森林，有些維尼德人的部落尚未開化，允許活埋殘疾和無用的雙親。


[342]
 　「奇妙」亨利是格魯本哈根這一旁支家族的始祖，滅絕在1596年。他居住在沃爾芬比特爾的城堡，據有不倫瑞克和呂納堡不到六分之一的產業，這些產業並非負有義務的領地，那是圭多夫家族為了得到救助，就把最大的采邑當成被充公的財產送給他們。日耳曼的貴族世家之所以沒落，是因為兄弟瓜分家產，一直要等到這個公正但產生遺害的法律，慢慢為長子繼承權所取代。格魯本哈根公國位於樹叢密佈的山地，面積廣闊但是土地貧瘠，是黑希尼亞大森林最後剩餘的部分。


[343]
 　塔西佗斷言日耳曼缺乏貴金屬，這種說法有其局限性。到1016年，格魯本哈根和上哈爾茨發現銀礦，14世紀初期開始生產，不倫瑞克家族目前仍舊得到很大的收入。


[344]
 　坎塔庫澤努斯提出非常有利的證言，對這個家族的讚揚並非過譽之詞，英國人聽到會感到欣慰。


[345]
 　安妮或珍妮是偉大的阿梅德4個女兒之一，她們都是第2次婚姻所出，是愛德華同父異母的妹妹，愛德華繼承他的父親成為薩伏伊伯爵。


[346]
 　如果確有其事，法蘭西國王就是「美男子」查理，他在5年(1321—1326A.D.)內娶了3個妻子。薩伏伊的安妮在公元1326年2月抵達君士坦丁堡。


[347]
 　坎塔庫澤努斯是高貴的名門世家，經過考證是來自法蘭西的帕拉丁，他們是傳奇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要到13世紀希臘人才有機會讀到這些翻譯小說。


[348]
 　高盧的薩塞納以及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哥倫梅拉(大約是公元1世紀，軍人和農業專家)提到當時的農耕狀況，每個農家允許有2頭公牛、2個工頭和6名長工、200尤格拉(125英畝)可耕土地。要是田地有很多矮林需要處理，可以再增加3名人手。


[349]
 　上面的一覽表，庫辛校長的法文翻譯發生3處顯見的重大錯誤：(1)他沒有提及1000頭耕種用的公牛；(2)他把原文的數字弄錯，譯成1500頭驢；(3)他把「萬」和「千」弄混了，使得坎塔庫澤努斯只有5000頭豬。所以不要相信譯文。


[350]
 　他擅用皇家的服飾，穿著紅色的官靴，頭戴絲綢和黃金製作的法冠，書信使用紫色或綠色墨水簽字，宣稱自己對新羅馬具有君士坦丁賦予的古老權利。


[351]
 　格列戈拉斯認同坎塔庫澤努斯的無辜和德行，以及阿波考庫斯罪大惡極的過失，但是也不掩飾他對前者那種個人和宗教的敵意。


[352]
 　塞爾維亞的君王被希臘人稱為藩王，本國的方言是克拉爾。這種頭銜等於國王，起源於斯拉夫語，為匈牙利人、現代希臘人甚至土耳其人所借用，通常土耳其人用「帕迪沙」來稱呼皇帝。君士坦丁堡的法蘭西人想用帕迪沙來取代藩王這個稱呼，這成為他們最大的願望。


[353]
 　令人感到無法理解的是，坎塔庫澤努斯並沒有將這段極生動的言辭寫進他的著作之中。


[354]
 　這兩名復仇者都是帕拉羅古斯家族的成員，對於陷於縲紲充滿怨恨和憤怒，阿波考庫斯的悲慘下場可以參閱坎塔庫澤努斯和格列戈拉斯的著作。


[355]
 　坎塔庫澤努斯指責教長，皇后是統治者的母親，對她倒是能夠抱著體諒的態度。格列戈拉斯對皇后特別表現出憎惡之情。事實是，他們說的可能不是同一個時代。


[356]
 　格列戈拉斯揭發法齊歐拉提是賣國賊和叛徒。但是有一個人是他最重要的共犯，為了審慎起見，只有對他的名字秘而不宣。


[357]
 　不過還是有些真正的珍珠，數量很少，只能點綴而已。其他的寶石都是不值錢的贗品。


[358]
 　坎塔庫澤努斯回到君士坦丁堡以後，繼續動筆就整個帝國的歷史進行著述，直到他的兒子馬修退位以後，又過了一年才停止(1357A.D.)。格列戈拉斯的歷史著作，結束於君士坦丁堡公元1351年的宗教會議。他最後14卷書都是抄本，仍舊保存在法蘭西國王的圖書館。


[359]
 　皇帝只記載自己的仁政，格列戈拉斯提到他的友人都在抱怨，因為這些舉措給他們帶來痛苦。我倒是要奉勸他們一句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360]
 　坎塔庫澤努斯的道歉顯得非常笨拙，提到自己的下台時充滿矛盾。馬修·維拉尼的敘述雖然不夠精確，但是很真誠，可以作為補充之用。


[361]
 　坎塔庫澤努斯在公元1375年接到教皇的書信，感到非常榮幸。他逝世的時間根據權威的說法是公元1411年11月20日，但要是他的年紀與幼時同伴安德洛尼庫斯三世相當，那麼他在世上活到了116歲，可真是極為少見的長壽，這樣一位特殊的人物定會引起普遍的注意。


[362]
 　坎塔庫澤努斯的4本論述或著作於公元1543年在巴西爾刊印出版，他寫這幾本書的目的，是為了使一位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感到安心，那些伊斯法罕的友人寫信攻擊改信者的叛教行為。他曾經讀過《古蘭經》，但是根據馬拉西的說法，他採用世俗的偏見和傳聞來對抗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


[363]
 　可以參閱莫斯海姆(1694—1755A.D.，德國教會歷史家)和弗勒裡的著作，前者運用哲學家的判斷力來說明列舉的理由，後者以正統教會教士的偏見來抄錄及翻譯。


[364]
 　[譯注]寂靜派是始於中世紀歐洲的無主教神修學派，認為世人要修德成聖的關鍵在於絕對寂靜，透過對神的不停沉思而達到完美狀態。


[365]
 　可以參閱坎塔庫澤努斯和格列戈拉斯的著作，尤其是最後幾卷，都是作者最感興趣的題材。波伊文從未出版的書籍，法比裡修斯和蒙福孔(1655—1741A.D.，法國學者)從科伊斯林圖書館的手抄本中，增添一些史料和文件。


[366]
 　帕契默用最恰當的方式解釋這個詞的意義和源起。希臘人和拉丁人都在封建時代加以運用，要想完全弄清楚，可以查迪康熱編寫的辭典。


[367]
 　帕契默和格列戈拉斯非常瞭解，而且更為歎息這種危險的遷就行為所產生的後果。埃及蘇丹比巴爾斯是個韃靼人，卻是個虔誠的穆斯林，他從成吉思汗的後裔那裡獲得允許，在克里米亞的首府建造一座莊嚴雄偉的清真寺。


[368]
 　夏爾丹(1643—1713A.D.，法國珠寶商及旅行家)確信這個地方是卡法，捕獲的鱘魚有時長達24英尺或26英尺，重量有八九百磅，生產3或4英擔的魚子醬。博斯普魯斯的穀物在德謨斯提尼時代供應雅典所需。


[369]
 　韃靼地區只有統一在明智和強勢國君之下，陸地或海上的運輸才能安全可行。


[370]
 　夏爾丹描述現在已成廢墟的卡法，他在40天的時間內，看到400艘以上的帆船用來載運穀物和魚類。


[371]
 　坎塔庫澤努斯提到這次戰爭所發生的狀況，很多地方非常曖昧而且前後矛盾，格列戈拉斯的敘述相當明確而且據實以告。艦隊的敗北主要責任在君王而非教士。


[372]
 　坎塔庫澤努斯對第二次戰爭的敘述語焉不詳，希望裝出一副敢作敢為的模樣，而不是退縮迴避。我沒有看到格列戈拉斯這部分的記載，感到非常遺憾，現在抄本還保存在巴黎。


[373]
 　穆拉托裡曾經參考威尼斯和熱那亞最古老的《年代記》，我從他的《意大利歷史學家文集》中找到所需要的資料。


[374]
 　薩德神父從法蘭西國王圖書館保存的抄本中，將這些書信譯成法文。雖然彼特拉克是米蘭公爵手下的臣僕，但對於熱那亞在翌年的敗北，驚訝和悲傷之情溢於言表。


[375]
 　務請讀者回顧第二十二到二十六章、第三十三到三十八章，瞭解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還有阿提拉和匈奴人的征戰。當時我覺得結束我的歷史著作是一種奢望，沒想到會實現。


[376]
 　聶斯托利派傳教士把印度王國當成上天賜給克烈汗的驚人奇跡，然而克烈汗可能根本看不懂這封誇大其辭的信函。或許這些韃靼人(新入教者或是長老約翰)曾接受聖職和洗禮的儀式。


[377]
 　[譯注]12世紀歐洲盛傳亞洲有一個基督教國君，勢力強大，稱為長老約翰。魯布魯奇認為那是契丹國王約翰的弟弟王罕。《元秘史》提到王罕也稱王汗。


[378]
 　自從伏爾泰的歷史著作和劇本風行一時之後，「Gengis」變成最流行的拼法，至少在法蘭西就是如此，但是阿布加齊汗應該知道祖先真正的名字。從語源學可以清楚得知：「Zin」在蒙古話中表示「偉大」，詞尾「gis」是「至高無上」的意思，同樣來自「浩瀚無邊」的觀念，「成吉思汗」也會被用來形容海洋。


[379]
 　蒙古人的名稱在東方極為流行，印度斯坦有名無實的統治者都稱為「蒙古大汗」。


[380]
 　韃靼人(更適合的拼法為Tatars)的先世是來自韃靼大汗，他是蒙古大汗的兄弟，一度形成有7萬戶的旗，位於中國的邊境。在大舉進犯歐洲時(1238A.D.)，他們擔任前鋒。原來的名字Tartarei傳到拉丁人那兒成為Tartars。


[381]
 　成吉思汗的宗教觀與洛克(1632—1677A.D.，英國唯物論哲學家)的構想非常類似，令人感到非常意外。


[382]
 　在喀桑汗的命令之下，1294年開始從事傳說的搜集編纂工作，喀桑是波斯的大汗，成吉思汗第4代子孫。根據這些口述的傳說，他的首相法德拉拉用波斯文寫成一部《蒙古史》，佩特·克洛曾經加以運用。阿布加齊·巴哈杜爾汗是成吉思汗的後裔，統治著花剌子模的烏茲別克人和克裡斯姆人(1644—1663A.D.)，他的蒙古文抄本經由在西伯利亞的瑞典俘虜譯成《韃靼譜系史》，提到整個民族的名稱、宗譜和習俗，不僅極具價值而且可信度很高。全書分為9個部分，第1部分敘述從亞當到蒙古大汗的世系；第2部分從蒙古大汗到成吉思汗的世系；第3部分是成吉思汗的本紀；第4、5、6、7部分是他的4個兒子和後裔子孫的通史；第8、9兩部分是謝班汗世系的列傳，統治的地區是毛裡納哈和花剌子模。


[383]
 　海索努斯是一位亞美尼亞君王，後來成為普爾蒙特雷的僧侶，用法文記述有關韃靼的著作和並肩作戰的戰友，後來很快譯為拉丁文。


[384]
 　成吉思汗和第一代的繼承人，在阿布法拉傑斯的《王朝》第9卷中佔有最後的結論部分，《王朝》第10卷記載波斯的蒙古人。阿昔曼努斯從敘利亞文作品和雅各比派東方總主教的傳記中，摘錄一些史實資料。


[385]
 　阿拉伯人在語文和宗教方面的著述，我們特別推崇阿布爾菲達，他是敘利亞的哈瑪蘇丹，親自率軍參加馬穆魯克的陣營與蒙古人作戰。


[386]
 　格列戈拉斯建立一種觀念，認為西徐亞人和拜占庭的歷史有深厚的淵源，需要加強雙方的聯繫。他的敘述從事實出發而且風格文雅，描繪波斯的蒙古人的遷徙定居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不知道他們的起源，弄錯成吉思汗和他兒子的名字。


[387]
 　勒維斯克從尼康教長和古老的年代記獲得資料，敘述韃靼人在俄羅斯的征服行動。


[388]
 　燕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使用這個名字比較適當，遺址仍舊隱約可見，在忽必烈汗建造的現代北京東南方不過幾個弗隆(譯按：每個弗隆為八分之一英里)而已。北京和南京都是籠統的稱呼，意為北方的朝廷和南方的朝廷。城市名稱的類同和變換，即使對中國地理非常熟悉的讀者，也會因此產生很多困擾。


[389]
 　[譯注]這段所述是蒙古進犯金國的過程：從公元1209年兩國斷交後，成吉思汗親自率軍討伐攻下東京，公元1214年金以公主嫁與成吉思汗，奉金帛、馬匹與蒙古講和，接著蒙古於公元1215年攻下北京，金遷都南京開封，北方諸省全部為蒙古所有。


[390]
 　察合台用他的名字稱呼所統治的領域毛裡納哈即河間地區，印度斯坦的蒙古人是從這些國度遷移過去的，所以波斯人把他們稱為察合台人。這種確定的語源，還有同樣的例子像是烏茲別克、諾蓋等，讓我們放棄己見——認為一個民族的名稱不會來自個人的姓氏。


[391]
 　[譯注]成吉思汗於公元1227年逝世後傳位於三子窩闊台，窩闊台歿於公元1241年，由乃馬真皇后攝政四年，子貴由繼位，在位不久，歿於公元1249年。蒙哥是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長子，得拔都之助繼貴由之後成為大汗，公元1259年用兵四川，逝世於合州城下。其弟忽必烈自立為大汗，公元1268年侵略南宋，建立元朝，崩殂於公元1294年。成吉思汗以後四位大汗在位共67年。


[392]
 　馬可·波羅和東方的地理學家，用「蠻子」和「震旦」來區別北方和南方的帝國，從公元1234年到公元1279年，兩個帝國分屬大汗和中國人統治。等到發現中國以後，尋找震旦在16世紀鼓舞並誤導了歐洲的航海家，他們企圖找出一條東北航路。


[393]
 　[譯注]公元1229年窩闊台即位為大汗，是為太宗，拒絕接受貢金，決議伐金，公元1232年進攻金的南京開封，相持不下議和而退。後因金殺蒙古使者，戰事再起，蒙古遣使約宋夾攻，公元1234年破蔡州，金帝自殺。


[394]
 　我依靠高維爾(1689—1759A.D.，耶穌會修士、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中文名字為宋君榮)神父的學識和正確的指導，他翻譯中文的《蒙古史》或《元史》，但是我不知道這些正史編纂和出版的時間。馬可·波羅的兩位叔父在圍攻襄陽府時擔任工程師，一定會發覺和提及火藥的毀滅性效果，他們沒有任何表示，可以證明並沒有運用火藥的事實，異議的說法具有相當的份量。我的內心存著一種疑問，是否當時這種混合物在15世紀由商隊從歐洲帶到中國，等到16世紀葡萄牙和耶穌會教士到達以後，誤認為是這個古老民族所特有的偉大發現。然而高維爾神父非常肯定，中國知道使用火藥已有1600年以上的歷史。


[395]
 　[譯注]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伯顏率軍伐南宋，公元1276年臨安請降，公元1279年陸秀夫負宋帝蹈海死，宋亡。


[396]
 　有關波斯和敘利亞的暗殺派，能為世人所知的詳情細節，全部來自法可尼特的兩卷《回憶錄》。作者是飽學之士，作品極為冗長，曾經在銘文學會當眾宣讀。


[397]
 　敘利亞的阿薩辛派有4萬名暗殺者，在托托薩的山區獲得或建立10座城堡，大約在公元1280年被馬穆魯克連根拔除。


[398]
 　我要提到，有些中國的歷史學家認為成吉思汗親率大軍遠征穆罕默德的國度，佔領麥地那，這顯示出中國人對外國事務的無知。


[399]
 　[譯注]成吉思汗的長子術赤歿於其父在世之時，諸子中以拔都居長，雖然是長房長孫，卻並未成為大汗，公元1256年逝世。


[400]
 　欽察平原在伏爾加河的兩岸延伸，極其廣闊的空間直達賈克河與玻裡斯提尼斯河，哥薩克民族應該是從這片土地獲得最早的名字。


[401]
 　戈提亞(瑞典)和弗裡斯的居民在公元1238年時，由於害怕韃靼人的入侵，禁止派出船隻像通常那樣前往英格蘭海岸捕鯡魚的漁場，使得魚貨的輸出停頓，40或50條鯡魚的售價降到1先令。說來匪夷所思，統治中國邊境的蒙古大汗下達命令，竟可以降低英國市場的鯡魚價格。


[402]
 　通過丹維爾的地圖和中國人的旅程表，可以查出和林或哈拉和林的位置，在北京的西北方大約600英里。塞林琴斯基和北京的距離將近2000俄裡，相當於1300或1400英里。(譯按：和林處斡爾寒河上流，在烏裡雅蘇臺赴庫倫大道之南，位於賽音諾顏部。)


[403]
 　魯布魯其在哈拉和林發現一位老鄉，他為大汗製作了一棵銀樹，下面有4頭獅子支撐，能噴出4種不同的美酒。阿布加齊提到了中國的畫家。


[404]
 　[譯注]這位官員是耶律楚材(1190—1244A.D.)，金末元初人，原在金朝為官，金亡後仕蒙古30年，元太宗時官至中書令，相當於宰相的職位。


[405]
 　僧人和喇嘛都效忠蒙古大汗，為南方朝廷官吏所痛恨，他們敬拜的神明就是印度的佛，這種宗教信仰有很多派別，流行於印度斯坦、暹羅、西藏、中國和日本。但是神秘的主題仍然難以明瞭，等待我們的亞洲研究者來驅除掩蓋的濃霧。


[406]
 　[譯注]元朝末年政治敗壞，民不聊生，公元1351年各地義民紛紛起事，屢敗元軍。公元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國號為明，遣師北伐。8月進入大都，改為北平府。元朝的核心勢力退往漠南，從此一蹶不振。


[407]
 　有些蒙古人被趕出匈牙利，法蘭克國王在保加利亞境內團結合作，獲得勝利的消息經過添油加醋傳遍四方。阿布法拉吉烏斯在40年以後才越過底格里斯河，很容易為這個傳聞所騙。


[408]
 　阿布法拉吉烏斯在公元1284年的著作裡提到，經過拔都那次慘敗以後，蒙古人不敢再攻擊法蘭克人或希臘人，對於這個事件他是最有資格的證人。海登大肆稱讚能與法蘭克人或希臘人建立友誼關係，亞美尼亞君王也抱著這種態度。


[409]
 　帕契默把喀桑汗視為光輝奪目的人物，可以匹敵居魯士和亞歷山大。他的歷史著作在結論裡提到，3萬托卡爾斯人的抵達給他帶來很大的希望，這些人馬聽從喀桑繼承人的命令，在公元1308年約束比提尼亞的土耳其人。


[410]
 　我不知道土耳其人中有哪一位作者的年齡比穆罕默德二世還要大。我對那個時代所獲得的資料，無法越超一部內容貧瘠的年代記所包括的範圍，這部年代記經過高迪爾的翻譯，在加上冗長的緒論和評述以後，由琉克拉維斯出版。《奧斯曼帝國興衰史(1300—1683A.D.)》由康特米爾的拉丁文抄本譯成英文，他是摩爾達維亞的君王。作者最大的過失是對東方歷史產生很多極其怪異的謬誤，但是他精通土耳其的語言、史實和制度。康特米爾的部分史料來自拉裡薩的伊芬迪所著《通史綱目》，在公元1696年題獻給穆斯塔法蘇丹，這部書的價值在於刪節和摘錄早期歷史學家的著作。約翰遜博士是位隨筆作家，他讚譽諾爾斯是繼往開來的歷史學家，唯一的不幸是題材的選擇(他的作品是《近代土耳其通史》，倫敦出版，1603年)。然而我懷疑這部作品是出自眾多拉丁作者之手，是具有偏見和冗長繁雜的編輯物，1300頁對開本的演說內容和戰鬥情節，在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要想具備教誨或娛樂的功能，需要從歷史學家那裡獲得一點哲學和批判的韻味。


[411]
 　坎塔庫澤努斯雖然提到年輕的安德洛尼庫斯英勇作戰的狀況和英雄末路的逃走，對於喪失普魯薩、尼斯和尼柯米底亞，卻為了掩飾而閉口不談，但是格列戈拉斯毫不客氣地揭露出來。尼斯很顯然是在公元1330年被烏爾汗佔領，尼柯米底亞是在公元1339年，只是土耳其人記載的時間有點不同。


[412]
 　[譯注]參閱《新約聖經·啟示錄》第一章，7個金燈台代表亞細亞7個教會，那就是以弗所、土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拉奧狄凱亞，其中以弗所位居第一。


[413]
 　韋爾特這位受歡迎的作者洩露了他的無知，認為奧斯曼是比提尼亞山地的盜寇，能夠從海洋和陸地圍攻羅得島。


[414]
 　[譯注]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在特洛伊戰爭勝利後返國，為妻子和姦夫所殺，他的兒子俄瑞斯特斯要報仇，好友皮拉德斯王子全力給予幫助，終於達成心願。


[415]
 　拉丁人奪取西麥拿以後，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把防守這座城堡的責任，強加在羅得島騎士團的身上。


[416]
 　對於俘虜的待遇，最生動和簡要的描繪在杜卡斯的歷史著作裡可以看到。坎塔庫澤努斯以自覺有罪的羞愧態度來自白，杜卡斯則是公正評述。


[417]
 　等到坎塔庫澤努斯和格列戈拉斯結束歷史寫作以後，接著出現100年後繼無人的時期。喬治·法蘭扎、米凱爾·杜卡斯和拉奧尼庫斯·卡爾科科戴勒斯這3個作者，都是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佔領以後才開始動筆的。


[418]
 　可以參閱康特米爾著作中有關穆拉德或穆拉德一世的生平和死亡、卡爾科科戴勒斯的歷史著作第一卷以及琉克拉維斯的《土耳其編年史》。根據另一種說法，蘇丹是在帳幕裡被一名克羅地亞人刺死，布斯比奎斯(1522—1592A.D.，法蘭德斯派駐土耳其的外交家)證實了這個意外事件，以後為了預防類似事故的發生，就是使臣在覲見時，也要挾在兩名隨護的中間，雙臂都被綁住。


[419]
 　巴耶塞特的統治在康特米爾的著作、卡爾科科戴勒斯的歷史著作第2卷和《土耳其編年史》中都有記載。他的綽號「雷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說明每個時代的征服者和詩人都會感受到某些真理，只有運用恐懼的原則才能獲得崇高的地位。


[420]
 　康特米爾為了讚揚偉大的斯蒂芬戰勝土耳其人，將他的摩爾達維亞公國古老和現代的狀況寫成一本書，但過了很久還是沒有出版。


[421]
 　宗教法官的貪污長久以來就是醜聞和諷刺的話題。要是我們不相信旅行家所見到的狀況，倒是可以詢問土耳其人他們有什麼感覺。


[422]
 　斯考納的《阿拉伯史》證實確有其事。對於奧斯曼受到推選獲得蘇丹的職位，斯考納這位當代的敘利亞人，駁倒了伊芬迪和康特米爾的證詞。


[423]
 　要是我的史料經常來自諸如弗羅薩德的《年代記》之類的書籍，也就不會抱怨工作的辛勞。他的史料並不是來自書籍，大部分都來自道聽途說，採納那些可信的事件。波西考特最早的《回憶錄》增加了一些史實，要是與弗羅薩德令人興趣盎然的長篇大論做一比較，真是讀之乏味而且內容貧瘠。


[424]
 　[譯注]查理六世(1368—1422A.D.)是法蘭西國王，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以致王權衰落，公元1420年英法戰爭敗北後簽訂合約，規定逝世後由英格蘭國王亨利五世繼位。


[425]
 　庫西在法蘭西和英格蘭同樣擁有職位和財產，他在公元1375年領導一支軍隊，進入瑞士從事冒險活動，獲得了一大筆世襲產業。繼承的權利來自他的祖母，她是奧地利皇帝亞伯特一世的女兒。


[426]
 　這些軍隊的職位現在受到相當的尊敬，要是分給兩個人，他們的地位還是引人注目。其中一位是十字軍的元帥，即聲名顯赫的波西考特，他後來防守君士坦丁堡，統治熱那亞，侵入亞洲海岸，在阿津庫爾戰場陣亡。


[427]
 　謝裡弗汀·阿里認為巴耶塞特整整有1.2萬個官員和僕從負責狩獵，他的戰利品有部分後來展示在帖木兒的出獵隊伍之中：(1)獵犬穿著綢緞裁製的狗衣；(2)獵豹的頸圈鑲嵌著珠寶；(3)希臘的靈犬；(4)來自歐洲的獵狗，就像非洲的獅子一樣強壯。巴耶塞特喜愛放鷹去攻擊大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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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五章 帖木兒在撒馬爾罕稱帝 征服波斯、格魯吉亞、韃靼、俄羅斯、印度、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 在土耳其的戰事 巴耶塞特戰敗被俘 帖木兒逝世 巴耶塞特諸子之間的內戰 穆罕默德一世重建土耳其王朝 穆拉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1361—1451 A.D.)


 一、帖木兒的出身家世、冒險事跡和建立權勢(1361—1370 A.D.)

雄心萬丈的帖木兒首要的目標是要征服世界成為人類的共主，恢宏開闊的心胸立下的第二志願是要在未來的世代受到讚譽和尊敬。在他的統治之下，所有民政和軍事上的重要事務，全由他的秘書很勤奮地記載在《實錄》上面，
[1]

 每一個特定事務的處理過程，都經過瞭解狀況的人員加以仔細訂正，使得文字的敘述翔實可信。帖木兒的帝國和他的家族全都相信，君王為自己的《本紀》撰寫註釋
[2]

 ，以及為政府
[3]

 擬定《法令彙編》
[4]

 。但是這種關注之情對於維護名聲沒有產生實際的效用，寶貴的歷史記載使用蒙古文或波斯文，反而對於世人產生保密的作用，至少歐洲人對此一無所知。那些被他征服的民族出於卑鄙的動機和力有未逮的報復心理，無知之士長期以來一再重複說些誹謗的傳聞，不僅對他的家世出身和為人處世盡情詆毀，甚至對他的名字泰摩蘭也要加以訕笑。
[5]

 但是他從一個農夫的身份到登上亞洲的寶座，非但沒有貶低反而使他的功勳顯得更加卓著，除非他的個性軟弱對天生的殘疾感到自慚，或者是把這一病症看作是能增加其功業榮譽度的工具，否則不應把他的跛足當成責難的話題。

在保有成吉思汗世系無可剝奪繼承權的蒙古人眼裡看來，帖木兒毫無疑問是一個反叛的臣民。然而他的家世是貝拉斯高貴的部族，第五代的祖先卡拉夏·尼維安是察合台的首相，新征服的領域位於河間地區，後續幾個世代都能保持高位。帖木兒這個旁支已與皇族世系混淆在一起，
[6]

 至少在女性的姻親關係上的確如此。
[7]

 帖木兒出生在撒馬爾罕南方40英里的塞布扎爾小村，位於物產豐富的卡什地區。他的父親是世襲的酋長，也是率領1萬人馬的「萬人隊」將領。他的誕生
[8]

 正值一個天下板蕩的時期，宣告亞洲王朝的衰亡，要為英雄豪傑提供一個亂世爭雄的環境。察合台汗國的世系已經絕滅，那些埃米爾都渴望獨立。喀什加爾汗的征服和暴政，使他們暫時放下國內的宿怨，這時敵人正帶著格特人組成的軍隊
[9]

 ，侵入位於河間地區的王國。

帖木兒在12歲那年就進入戰場，25歲的時候挺身而出成為國家的救星。人民的眼光和意願全都投向這位英雄人物，他為了完成復國大業可以忍受艱難困苦。法律和軍隊的領導人物對帖木兒發出誓言，只要從他那裡獲得救援就能夠安然無恙，就會用生命和財產來支持他的行動。等到面臨危險的關頭，他們按兵不動而且畏敵如虎。他在撒馬爾罕的山丘等待7天以後撤向沙漠，只剩下60人馬。這些亡命之徒被1000名格特人趕上，在他大殺一陣後將追兵擊退，迫得敵人大聲喊叫：「帖木兒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人，他獲得上天和命運的保佑。」不過血腥的戰鬥使他的追隨者只剩下10人，很快有3個花剌子模人當了逃兵，使人數更為減少，他帶著妻子、7個同伴和4匹馬在沙漠裡漂泊。他被關在令人作嘔的地牢里長達62天之久，後來還是靠著自己的勇氣逃走，令迫害者感到懊惱不已。他游過寬廣而湍急的阿姆河，在鄰國的邊疆地區度過幾個月流放和罪犯的生活。他的名氣在逆境中顯得更為輝煌，學會如何辨識出真正的朋友和事業的同志，要運用每個人的長處和優點，讓他們獲得利益，更重要的是要讓自己受益。帖木兒在回到故鄉的路上，原來與他結盟的各方都感到非常焦急，就到沙漠裡去尋找，陸續加入他的隊伍。我要用他那極其簡略的筆調敘述為他們帶來幸運的遭遇，他看到3位酋長帶領著70位騎士，帖木兒表示願意當他們的領袖，他繼續說道：

當他們把眼光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感到樂不可支，立即下馬跑過來跪在地上，用嘴唇親我的馬蹬。我也從馬背上下來，與他們3個人擁抱在一起，然後我把自己的頭巾放在第一位酋長的頭上，再把鑲滿珠寶和黃金的腰帶束在第二位的腰部，最後把我的上衣披在第三位的身上。他們流出感激的眼淚，我也陪著他們流淚。祈禱的時候到了，大家共同向真主祈求。我們全都騎上馬匹來到我的住所，這時我就把民眾集合起來，舉行宴會接待他們。

深受信任的隊伍在最勇敢的部落加入以後很快人數大增，在他的統率之下前去對抗兵力佔據優勢的敵人，經歷戰爭的變幻無常和勝負難料的過程之後，格特人最後還是被驅出位於河間地區的王國。帖木兒已經盡全力為自己爭取光榮，但是在他教會同儕要服從他這個主子之前，還要完成更多的工作，運用更多的計謀，還有一些人喪失性命成為犧牲品。侯賽因出身高貴而且勢力龐大，逼得帖木兒要接受這個邪惡和無用的共治者，而且侯賽因的姐妹是他寵愛的妻室。他們的聯合為時短暫而充滿猜忌，雙方經常發生爭執，帖木兒運用策略使對手遭到不公和謀叛的譴責，等到侯賽因戰敗之後，被個性精明的朋友殺死，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不服從主子的命令。帖木兒在34歲時，
[10]

 被國民會議「庫利爾台」授予帝國的指揮權(公元1379年4月)，但是此時他依然裝出一副尊敬成吉思汗皇室的樣子。正當帖木兒統治察合台和東方時，名義上的大汗如同一位無職位的官員，作為他的僕從留在軍隊中。一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王國，長寬各有500英里，應該能夠使野心勃勃的臣民感到滿足，但是帖木兒渴望統治全世界，在他去世之前，察合台的皇冠不過是他戴在頭上的27頂皇冠之一而已。我沒有辦法詳述帖木兒35次戰役的勝利，以及縱橫亞洲大陸的進軍路線，只是很簡單地談起他在波斯、韃靼地區和印度的征服行動，
[11]

 最後敘述更能引人入勝的奧斯曼戰爭。


 二、帖木兒對波斯、突厥斯坦和印度斯坦的征服(1370—1400 A.D.)

征服者為了進行戰爭，在他的法學原則中可以發現安全需要、報復行為、榮譽觀念、宗教狂熱、權利主張或經濟利益這些動機。等到帖木兒把察合台的世襲產業——花剌子模和坎達哈這些附庸國家再度統一起來，立刻將注意力轉向伊朗(波斯)的王國(1380—1393 A.D.)。自從旭烈兀大帝的末代後裔阿波塞德亡故以後，阿姆河與底格里斯河之間這片廣大的國土就失去了一位合法的統治者。和平與正義遭到擯棄已有40年之久，蒙古侵略者似乎可以聽到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哭聲。那些可憐的藩王用聯合起來的軍隊抗拒他的進攻，在分散的狀況下被他各個擊滅。他們的下場各有不同，完全取決於他們是把握時機立即歸順還是不識時務頑抗到底。易卜拉欣是希萬(阿爾巴尼亞)的君王，跪下親吻皇帝的寶座，和平的禮物是絲綢、馬匹和珠寶，按照韃靼的風俗，每項禮物都是9份。但是一名挑剔的旁觀者提到，只有8名進貢的奴隸。易卜拉欣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自己算是第9名。」他的奉承之辭被帖木兒報以微笑。
[12]



曼提爾是法爾斯的國君，更適當的說法是波斯的君主，雖然實力不足，卻成為最危險的敵人。在設拉子城下的一次會戰中，曼提爾運用3000到4000名士兵，擊破帖木兒3萬騎兵的主力部隊。皇帝親自參加戰鬥，只剩下不過十四五名衛士留在帖木兒的旌旗附近，他像一座岩石那樣屹立不動，所戴的頭盔曾經受到彎刀兩次很沉重的打擊。
[13]

 蒙古人重整隊伍再度出戰，曼提爾的頭顱被拋到腳前，帖木兒殺死大無畏家族所有的男性，以表示對這位英勇的敵人極度的尊敬。他的部隊從設拉子向著波斯灣進軍，富裕和軟弱的奧木茲
[14]

 願意每年獻上60萬個第納爾金幣的貢金。巴格達不再是和平之都和哈里發寶座的所在地，旭烈兀最高貴的征服行動，不會被野心勃勃的繼承人所忽略。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整個流域，從河口到發源地全部聽命降服。帖木兒進入埃德薩，土庫曼人的害群之馬受到懲罰，他們竟敢褻瀆神聖去搶劫麥加的商隊。在格魯吉亞的山區，身為基督徒的土著仍舊抗拒穆罕默德的律法和刀劍。他的3次遠征行動獲得聖戰的殊榮，特夫利斯的君王成為他的改信者和友人。

公正的報復行為促成突厥斯坦(東韃靼地區)的侵略行動(1370—1383 A.D.)，帖木兒的尊嚴不能容忍格特人逍遙法外。他渡過錫霍河制服喀什加爾王國，曾經先後7次進軍這個國家的腹地，最遙遠的營地有兩個月的行程，位於撒馬爾罕的東北方，距離是480里格。他的埃米爾橫越額爾齊斯河，在西伯利亞森林建立一座簡陋的紀念碑刻上他們的功績。

對哥薩克(西韃靼地區)的征服
[15]

 出於雙重動機(1390—1396A.D.)，為了援助陷入災難的友人以及懲責忘恩負義的仇敵。托克塔米什是一位流亡國外的君王，在帖木兒的宮廷受到款待和庇護。奧魯斯汗的使臣受到傲慢的拒絕，被打發回國，在同一天之內察合台的軍隊隨之出動，他們的勝利使得托克塔米什在北方建立蒙古帝國。經過10年的統治以後，新的大汗忘記恩主的賞賜和實力，卑劣的篡奪者認為自己擁有成吉思汗世系神聖的權利。托克塔米什率領9萬人馬經過德本的城門進入波斯，這些來自哥薩克、保加利亞、切爾克斯和俄羅斯人數眾多的軍隊，跟隨他渡過錫霍河，燒燬帖木兒的宮殿，逼得帖木兒在冬季的深雪中，為撒馬爾罕和自己的生命奮戰到底。經過溫和的勸告和光榮的勝利之後，皇帝決心要採取報復的行動。帖木兒從裡海的東邊和西邊以及伏爾加河，使用龐大的兵力兩次侵入哥薩克，部隊從右翼到左翼綿延13英里。在5個月的行軍途中，很難看到人類的足跡，他們只能靠運氣，在寒冬中打獵以獲得每天的補給。最後兩支軍隊開始遭遇，但是在激戰之中掌旗手背叛，帶著哥薩克的皇家旗幟倒戈投敵，發生決定性的效果，察合台的軍隊大獲全勝，術赤的部落陷入悲慘的處境。
[16]

 托克塔米什逃到身為基督徒的立陶宛公爵那兒尋求庇護，再度返回伏爾加河兩岸地區，與國內的敵手經過15次會戰以後，終於葬身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之中。

帖木兒追擊逃走的敵人，進入俄羅斯納貢的行省，統治家族的一位公爵在他的首都被毀時成為階下囚，出於東方人的自負和無知，葉勒茲很容易與這個國家真正的都城混淆不清。莫斯科為韃靼人的迫近而戰慄不已，抵抗的力量極其薄弱，因為俄羅斯人把希望寄托於聖母像的奇跡，將征服者偶發或自動的撤退行動歸功於她的保護。野心和謹慎將帖木兒召回南部，這個荒涼的國家已經民窮財盡，豐富的戰利品如貴重的皮貨、安條克的亞麻布
[17]

 以及成錠的金銀
[18]

 ，使蒙古士兵發了橫財急著回去。他在頓河(塔內斯河)岸邊接見一個態度卑恭的代表團，是由埃及
[19]

 、威尼斯、熱那亞、加泰羅尼亞和比斯坎的領事和商人組成，他們控制了位於河口的塔納(阿佐夫)這個城市以及它的貿易。他們奉獻貴重的禮物，對帖木兒的寬厚極力讚譽，相信他的承諾如同聖旨。一位埃米爾為了表示和平進行拜訪，探查清楚貨棧和海港的狀況，可是韃靼人很快出現，帶來毀滅的後果，城市成為一片焦土，穆斯林慘遭洗劫後被驅離，那些沒有及時逃上船的基督徒，受到定罪的宣告，不是被殺就是成為奴隸。
[20]

 為了進行報復，他燒燬了塞拉和阿斯特拉汗的城市，這些是文明正在興起的紀念碑。他帶著虛榮心公開宣稱曾經進入永遠都是白晝的地區，在這種奇特的現象之下，授權他的伊斯蘭法學家可以免除晚禱的義務。
[21]



當帖木兒首次向王室人員和埃米爾提到要侵略印度(1398—1399 A.D.)時，得到的回答是一陣不滿的抱怨聲音：「那麼多的河流、高山和沙漠!士兵都穿著沉重的甲冑!還有摧殘人類的大象!」但是皇帝的不快比起任何令人恐懼之物更為可怕。他有充分的理由說服大家，冒險的行動不論從哪方面來看，只要付諸執行，總是安全而且容易的。派出去的探子回報印度的衰弱和混亂：有幾個行省的蘇巴人豎起反叛的旗幟，馬穆德蘇丹的幼稚無能甚至令德裡的後宮都表現出輕視的態度。蒙古軍隊的行動分為三大部分。帖木兒很高興地提到，92個千人騎兵隊有幸能與先知穆罕默德的92個名諱或稱號相吻合。在阿姆河和印度河之間，他們越過一列高聳的山脈，阿拉伯的地理學家稱它是地球的石質腰帶。高地的強盜已經被制伏或根除殆盡，但是無數的人馬還是喪生在深雪之中。皇帝自己用輕便的支架從懸巖上垂放下去，繩索長達150肘尺，在他到達谷底之前，這種危險的動作要重複5次。

帖木兒在阿托克常用的通道渡過印度河，踏著亞歷山大的足跡穿越旁遮普，又稱五河之地
[22]

 ，最後匯合流入主要的河道。從阿托克到德裡的大路長達600英里，但是兩位征服者都轉向東南方前進，帖木兒的目的是要與他的孫子會師，在後者指揮之下已完成對穆爾坦的征服行動。想當年馬其頓的英雄到達海法西斯河的東岸，正在沙漠的邊緣，不得不停下來，不禁淚流滿面。蒙古人進入沙漠，攻佔巴特尼爾的堡壘，率領大軍站在德裡的城門前面，這個面積廣大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在伊斯蘭國王的統治之下維持了3個世紀。圍攻作戰，尤其是對堅固的城堡而言，是一件曠日持久的工作。但是他故意表現出兵力不足的樣子，引誘馬穆德蘇丹和他的首相出城到平原來接戰。對方列陣的兵員共有1萬名全身鎧甲的重裝騎兵、4萬名近衛步兵以及120頭大象，據說長牙上面裝著銳利和染毒的短劍。為了對付這些猛獸，特別是防止部隊胡思亂想，他只有勉強自己採用一些預防措施，像是火攻以及挖掘一道塹壕，地面插上道釘以及用圓盾組成一道防壁。經驗教導蒙古人要用微笑來面對他們的恐懼，一旦這些笨拙的動物潰不成軍四處散逃，低劣的品種(就是印度人)在戰場上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帖木兒擺出凱旋的行列進入印度的都城，裝出一副讚許堂皇的清真寺的樣子，但是大肆搶劫和屠殺的命令玷污了勝利的慶典。他決定要用偶像崇拜者或印度教徒的血來淨化士兵的心靈，何況印度教徒的人數遠超過穆斯林，大概是10:1的比例。為了達成虔誠的企圖，他向著德裡的東北方進軍100英里，渡過恆河以後，在陸地和水面發起幾次會戰，深入到庫普勒地區，舉世聞名的岩石被雕成母牛的形象，那條偉大的河流似乎從此地傾注而出，事實上它的源頭還在遙遠的青藏高原。
[23]

 他的班師是沿著北部山區的邊緣進行。這次快速的戰役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因此無法證明他的埃米爾所提出的奇異預言：他們的子女生活在溫暖的氣候裡，就會退化成為印度教徒的種族。


 三、亞洲西部的征服行動和入侵奧斯曼帝國(1400—1401 A.D.)

帖木兒在恆河河畔接到快速的信差傳來急報，基督徒的叛亂和巴耶塞特蘇丹充滿野心的圖謀，使得格魯吉亞和安納托利亞邊區動亂不安的情勢急劇惡化。63歲的高齡以及軍政事務繁劇的辛勞，對於他那充滿活力的心靈和身體並沒有造成任何損害。在撒馬爾罕的皇宮享受幾個月寧靜的生活之後，他宣佈要對亞洲西部的國家發起為期7年的遠征行動(公元1400年9月1日)。為了對那些在印度戰爭中服役的士兵有所交代，他同意他們可以選擇留在國內或追隨國君。但來自波斯各個行省和王國的部隊，接到命令要在伊斯法罕集結，等待皇帝的大纛到達。這是第一次直接指向格魯吉亞基督徒的作戰行動，對方強大的力量僅僅在於山巖的地形、堅固的城堡和嚴冬的季節，這些障礙都被帖木兒的熱情和毅力克服。叛徒歸順，願意納繳貢金或信奉《古蘭經》。要是兩個宗教都為他們的殉教者感到驕傲，比較公正的說法是這種名聲要歸於基督徒的俘虜，他們的選擇不是宣誓叛教就是情願面對死亡。

皇帝從山區返回以後，接受巴耶塞特首批使臣的覲見，雙方展開抗議和威脅之類充滿敵意的通信聯繫，在最後爆發戰爭行動之前已醞釀2年之久。兩個猜忌和倨傲的鄰國無須有爭吵的動機，目前蒙古人和奧斯曼人分別發起征服行為，雙方已經在埃爾澤努姆附近地區以及幼發拉底河發生接觸，時間和條約都無法確定那可疑的邊界。野心勃勃的國君相互指控對手侵犯自己的國土和主權，威脅家臣和諸侯，庇護叛徒和罪犯。他們從叛徒的名字知道那是些流亡的君主，這些人的王國已被篡奪，性命和自由受到無情的迫害。

帖木兒和巴耶塞特個性的類似比起利益的對立帶來更大的危險。在他們不敗的生涯中，帖木兒無法忍受一位與他對等的君王，巴耶塞特根本不認為會有比他更為強勢的人物。蒙古皇帝的第一封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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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激怒了土耳其蘇丹，根本沒有起到講和的效果，帖木兒擺出一副瞧不起對方家族和國家的那種極其傲慢的神色：
[25]



難道你不知道亞洲絕大部分地區已經臣屬於我的武力和我的法律？難道你不知道我所向無敵的軍隊從這片海洋推進到另一片海洋？難道你不知道世上的統治者都在我的城門前排隊等候晉見？難道你不知道我逼得命運要保護我的帝國永遠繁榮幸福？你憑什麼這樣無禮和愚蠢？你在安納托利亞的森林裡打過幾次會戰，獲得了那些讓人瞧不上眼的戰利品!你對歐洲的基督徒已經獲得幾次勝利，你的劍受到真主的使者賜予的祝福，你服從《古蘭經》的教誨對不走正道的人發起戰爭，這些是我唯一要考慮的因素，我想讓你成為穆斯林世界的邊疆和屏障，所以才沒有下手摧毀你的國家。要識時務，要多思考，要能悔改，趕快避開我那報復的雷霆之怒，要知道它已經懸掛在你的頭頂上空。你不過是一隻小螞蟻，為什麼非要激怒我這頭大象？天哪!它會把你踩得粉身碎骨!

巴耶塞特的內心為這些極端藐視之辭所刺痛，在他的回信中盡情傾訴積怨和憤懣。對沙漠的盜賊和叛徒血口噴人的指責加以反駁之後，奧斯曼蘇丹還提到對方在伊朗、圖朗和印度那些吹牛的勝利，同時極力證明帖木兒除了自己背信棄義，以及他的敵人都是自取滅亡之外，從來沒有嘗過凱旋的滋味：

你的軍隊多得數不清楚，就算如此，行動快速的韃靼人射出的箭，和我那些堅忍而無敵的新軍所使用的彎刀和戰斧相對抗，結果又是如何？我要保護那些懇求我施以援手的君王，你可以在我的帳篷裡找到他們。阿爾津干和埃爾澤努姆的城市全都歸我所有，除非貢金按時繳納，否則我會到陶裡斯和提爾塔尼亞的城牆下面催討欠款。

蘇丹無法控制的怒氣最後用侮辱對方家庭的方式來發洩，他說道：

要是我在你的軍隊前面逃走，我的妻子們會讓我3次戴上綠頭巾；但是如果你沒有勇氣與我在戰場決一死戰，你同樣要讓你的妻子們3次躺在陌生人的懷裡。

在土耳其人的國家裡，無論是語言還是行為侵犯到閨房的隱秘，都是不可饒恕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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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國君有關政治的爭執因私人的怨恨而更激烈。然而帖木兒在第一次遠征行動中，圍攻和毀滅蘇瓦斯(或稱賽巴斯特)而獲得滿足，這是一個位於安納托利亞邊界戒備森嚴的城市。為了報復奧斯曼蘇丹口出穢言，一支4000亞美尼亞人的守備部隊，為了善盡抗拒和忠誠的責任，竟被帖木兒下令全部活埋。帖木兒身為伊斯蘭信徒，很欽佩巴耶塞特虔誠的執著，因為巴耶塞特現在仍舊對君士坦丁堡進行著封鎖。等到給他一個難忘的教訓之後，蒙古征服者停止追擊，然後轉向去侵略敘利亞和埃及。在這樣的處理過程中，東方人甚至帖木兒都把奧斯曼的君王稱為「羅馬的愷撒」。這種頭銜竟然授予一位據有君士坦丁繼承人的行省並且在威脅那座偉大城市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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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穆魯克的軍事共和國仍舊統治著埃及和敘利亞，不過土耳其人的王朝被切爾克斯人推翻，他們的寵臣巴科克從奴隸和囚犯的身份，急速擢升，據有並恢復原來的寶座。在當時那種叛變和混亂的狀況之下，只有他能抵擋蒙古人的威脅，敢與蒙古人的敵人建立聯繫，並且拘留帖木兒派來的使臣。蒙古人一心期盼他趕快死亡，他的兒子法拉吉軟弱的統治，可以讓他們用來報復他父親的罪行。敘利亞的埃米爾
[28]

 都在阿勒頗集結，要擊退帖木兒的入寇行動，他們依靠馬穆魯克的名聲和紀律，鋒利的刀劍和長矛全是大馬士革的精鋼製成。他們的城市如同金湯一樣的堅固，還有6萬個村莊的眾多人口。他們不願忍受敵人的圍攻，於是打開城門讓軍隊在平原上面列陣。但是這些軍隊缺乏紀律，無法團結合作，有些勢力強大的埃米爾受到引誘，要拋棄或背叛那些更忠心的同伴。帖木兒用一隊印度戰象來掩護戰線的正面，這些猛獸背負的角塔裝滿弓箭手和希臘火。他的騎兵部隊迅速機動，使得敵人喪膽因而秩序大亂，敘利亞的烏合之眾全線潰敗，在進入大街的通道上，數以千計的人員不是擠得窒息而死就是被殺身亡。蒙古人帶著一些流亡的難民進入城市，阿勒頗極其堅固的要塞經過短暫的防守之後，因為畏懼或背叛而投降(公元1400年11月11日)。

帖木兒從求饒者和俘虜當中發現幾位法學家，就邀請他們參加一個親自主持的會議，當然這種榮譽會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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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君主是一位信仰虔誠的穆斯林，但是他在波斯人的學校接受教導，要尊敬阿里和侯賽因的功德和偉業，經過宗教的熏陶對於敘利亞人懷有極深的成見，將他們視為真主的使者、使者之女和她的兒子的仇敵。他對這些法學家提出一個很容易犯錯的問題，布卡拉、撒馬爾罕和赫拉特的詭辯家都無法解答：「誰是真正的殉教者，那些被我這一邊所殺還是被敵人殺死的信徒？」阿勒頗一位宗教法官的機智使得他啞口無言或許還感到滿意。宗教法官的回答是，穆罕默德曾經說過，決定信徒是否是殉教者的不是旗幟而是動機，無論哪一個派別的穆斯林，只要為真主的光榮而戰，就配得上這個神聖的稱呼。

至於哈里發的正統繼承權是一個更具爭議、更敏感的問題，忠於職守的法學家提出坦誠的意見，皇帝在受到激怒以後大聲叫道：「你們犯了與大馬士革同樣的錯誤，穆阿維亞是個篡賊，葉茲德是個藩王，只有阿里是先知合法的繼承人。」經過一番極其審慎的解說，總算讓他平靜下來，於是就他更熟悉的題目進行談話。他向一位宗教法官問道：

「你多大年紀了？」

「50歲。」法官回答。

「跟我的長子一樣大，你們看，」帖木兒繼續說道，「站在這裡的是個貧窮、跛腳和衰老的凡人。然而萬能的真主樂於用我的軍隊去降服伊朗、圖朗和印度的王國。我不是一個嗜殺的人，真主可以做證，在所有的戰爭中我都不是發起攻擊的人，我的敵人都是自取滅亡的始作俑者。」

和平的談話正在進行時，阿勒頗的街道已經是血流漂杵，迴響著母親和孩童的哭聲以及受侵犯少女的尖叫。士兵盡情地搶劫以滿足他們的貪婪，但是他們之所以表現得如此殘酷是迫於專橫的命令，不得不繳納相當數量的頭顱，按照帖木兒的習慣很奇特地堆成圓柱或金字塔的形狀。蒙古人在舉行勝利的歡宴，倖存的穆斯林在眼淚和鎖鏈之中度過漫漫長夜。我無法詳述毀滅者從阿勒頗向大馬士革的進軍，他與埃及軍隊在城下慘烈交鋒，幾乎全軍覆沒，他之所以退卻是由於悲傷和絕望，有一個侄兒背棄他投到敵人的陣營。敘利亞人聽到他敗北，真是欣喜若狂。蘇丹受到馬穆魯克的反叛和驅逐，在倉促和羞辱之下逃回開羅的皇宮。大馬士革的居民為他們的君王所遺棄，仍舊防守著城牆。如果他們願意送禮物或贖金來保存他撤退的顏面，帖木兒就答應解圍而去。等到他借口要簽訂休戰協定進入城市，馬上就不講信義違反條約的規定，強迫要求1000萬金幣的貢金。敘利亞人曾經動手或是同意謀殺穆罕默德的孫兒，他動員部隊要懲罰這些罪人的後代。除了一群工匠被他送到撒馬爾罕提供服務以外，在這場全面展開的大屠殺中，僅有一個家族的祖先曾經將侯賽因的頭顱厚葬因而逃過此劫。在過了700年以後，一個韃靼人出於宗教狂熱的理由，為了替一個阿拉伯人報仇，竟然將大馬士革化為一片焦土(公元1401年1月23日)。

戰役的損失和艱苦使帖木兒不得不放棄對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征服行動，在他班師返回幼發拉底河之前先將阿勒頗付之一炬。有2000名阿里的信徒很想朝拜阿里之子侯賽因的墳墓，他要證實虔誠的宗教動機，不僅饒恕他們的性命還給予獎勵。我已經詳細地記敘了他個人的逸聞，可以瞭解這位蒙古的英雄人物所具備的特質。但我還要簡單地說明，他在巴格達的廢墟上面用9萬顆人頭堆成一座金字塔(公元1401年7月23日)；再度進犯格魯吉亞；將營地開設在阿拉克西斯河畔；宣示他的決定是要進軍去制服奧斯曼皇帝。他明瞭這場戰爭的重要性，從所有的行省集結所需的部隊，有80萬人列入徵兵名冊
[30]

 ，雖然戰鬥部隊的數量極其龐大，但是主力是1.5萬名騎兵，接受階級和待遇最高的酋長指揮。
[31]

 敘利亞的掠奪使蒙古人獲得數量巨大的財富，但7年來欠發薪餉和款項，更使他們緊緊追隨帖木兒的皇家旗幟。


 四、安哥拉之戰以及巴耶塞特的敗北和被俘(1402 A.D.)

在蒙古軍隊改變作戰方向的這段期間，巴耶塞特有兩年的工夫集結部隊要與敵軍決一死戰，總兵力是40萬騎兵和步卒
[32]

 ，表現出的優點和忠誠並未達到應有的標準。我們能夠分辨出來新軍已經逐漸成為龐大的編組，有4萬人之多；一支帶有民族特性的騎兵部隊就是現代習稱的斯帕希
[33]

 ；2萬名歐洲的重裝騎兵，全身披掛堅硬無比的黑色鎧甲；還有安納托利亞的部隊，他們的君王在帖木兒的營地獲得庇護；以及成群結隊的韃靼人，是帖木兒把他們驅離哥薩克，由巴耶塞特將他們收容以後，安置在哈德良堡平原。蘇丹本著大無畏的精神要去迎戰他的對手，彷彿要選擇一個復仇雪恥的地點，他在下場悲慘的蘇瓦斯廢墟附近揚起指揮的大纛。就在這個時候，帖木兒離開阿拉克西斯河，移動的路線經過亞美尼亞和安納托利亞的鄉野。他的行動極其大膽，有妥善的預防措施可以獲得安全保障，前進速度受到秩序和紀律的引導顯得非常敏捷，疾馳的騎兵分遣隊辛勤探索森林、山區和河流，標定他們行進的道路和預先安排他的指揮位置。帖木兒堅持要在奧斯曼王國的心臟地區進行戰鬥，避開對方的營地，很巧妙地集結兵力在左邊的路線，佔領愷撒裡亞，橫越鹽質沙漠和哈里斯河，包圍安哥拉。

蘇丹在這個時候沒有採取行動，也不知道對方的位置，竟然將韃靼人的敏捷和積極比作爬行的蝸牛。
[34]

 他在極端憤慨之下要迅速救援安哥拉，兩位統帥同樣急著要進行戰鬥，環繞城市的平原是這次重大會戰的場地，使得帖木兒的光榮和巴耶塞特的羞辱永垂千古(公元1402年7月28日)。蒙古人獲得壓倒性的勝利要歸功於蒙古皇帝卓越的指揮和對戰機的掌握，以及30年嚴格的訓練和紀律要求。在不違背民族習性的原則下，他改進戰術，主要的戰力在於龐大騎兵部隊的投射武器和快速機動。從小部隊到整支大軍全部運用統一的攻擊模式：戰線的前列開始運動發起進攻，擔任先鋒的騎兵部隊保持適當的間隔在後面支援；右翼和左翼的正面和後衛區分為若干梯隊，將領全神注意戰場的狀況變化，在他的指揮下採取正面或斜行的接敵方式，對敵人發起18到20次的攻擊，每一次的攻擊都會帶來勝利的機會。要是騎兵的連續攻擊無法發揮作用獲得戰果，這時就要完全靠皇帝掌握當前的狀況，他對親自率領的主力下達命令，跟隨他的旗幟前進。
[35]



在安哥拉會戰中，最勇敢的騎兵部隊作為主力的預備隊，在側翼和後方給予強力的支持，這些預備隊由帖木兒的兒子和孫子指揮。印度的征服者帶著炫耀的心理排出一列戰象，這些戰利品對勝利沒有多大幫助。蒙古人和奧斯曼人對希臘火的運用都很熟悉，但是他們更借重歐洲最新發明的火藥和大炮，在兩個民族的手裡發出隆隆的炮聲，當然會改變那一次會戰的命運。
[36]

 巴耶塞特在那一天的作戰中，展現出了士兵和首長的素質，但是他的才華為具有優勢的強大對手所壓倒。絕大部分的部隊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在最關鍵的時刻使他遭到敗北。他的行為過於嚴苛和貪婪，在土耳其人當中激起一場兵變，甚至他的兒子索利曼都非常倉促地撤離戰場。安納托利亞的部隊認為起義是忠貞的行為，他們倒戈投向合法的君王。

巴耶塞特那些韃靼人盟軍都受到帖木兒的信函和密使的誘惑，蒙古皇帝指責他們不知羞恥，竟然在祖先的奴隸手下過著卑躬屈節的生活，並且給予他們恢復古老自由和建立新興國家的希望。歐洲的重裝騎兵部隊用忠誠的效命和精良的武器，在巴耶塞特的右翼發起衝鋒，但是敵軍裝作不敵敗逃，這支強大的騎兵魯莽地追擊，結果難逃全軍覆沒的悲慘命運。而新軍在缺乏騎兵部隊和投射武器支援之下，被蒙古獵人包圍得水洩不通，他們的驍勇最後還是被炎熱、口渴和敵軍的優勢兵力壓倒。不幸的蘇丹現在手腳受到痛風的折磨，被腳程最快的馬從戰場運走。他被察合台虛有其名的大汗率領追兵趕上擒住，等到他成為俘虜，奧斯曼的勢力被擊潰以後，安納托利亞王國向征服者投降。

帖木兒把自己的大纛插在基塔希亞，部隊四散開來從事搶劫和破壞。他最喜愛的長孫米爾札·穆罕默德蘇丹奉命帶領3萬人馬去布爾薩，這位雄心萬丈的年輕人只帶著4000人出現在首都的城門前面，花了5天的工夫完成230英里的進軍行動。然而恐懼的傳播比起他的行軍更為快速，巴耶塞特的兒子索利曼已經將皇家的金庫遷到歐洲。不過，皇宮和城市的戰利品數量依然巨大，居民都已逃走，建築物多為木製，全部被他燒為灰燼。帖木兒的孫子從布爾薩向著尼斯前進，這裡還是一個美好和繁榮的城市，只有普羅蓬提斯海的波濤能夠阻止蒙古騎兵部隊。其他蒙古王侯和將領的入侵行動同樣成功，羅得島騎士拿出宗教的狂熱和勇氣防守西麥拿，只有這個地方需要皇帝御駕親征，等到他用雷霆萬鈞之勢奪取以後，所有一息尚存的人員全在刀劍之下喪生。基督徒英雄的頭顱被弩炮從兩艘帆船的甲板發射，這些歐洲駛來的船舶下錨停泊在海港內。亞洲的穆斯林全都感到非常高興，能將他們從國內這個危險的敵人手裡解救出來。比一比這兩位敵手，很容易就可以分出他們的高下，西麥拿曾經忍受巴耶塞特7年的圍攻或封鎖，而帖木兒只不過花了14天就攻下了這座城堡。


 五、帖木兒用鐵籠囚禁巴耶塞特的狀況和說法(1402—1403 A.D.)

帖木兒用鐵籠把巴耶塞特囚禁的故事，是長久以來經常被提到的活生生教訓，最近被現代作者當成杜撰的傳說，用來嘲笑一般人的輕信態度。
[37]

 他們把人們之所以會相信有這件事，歸因於謝裡菲汀·阿里的《波斯史》記載的情節，使得我們對一個法文譯本感到好奇，於是我就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處理方式，收集並且簡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

帖木兒聽到報告說，被俘的奧斯曼蘇丹已經到達御帳的進口，馬上很親地走到前面去迎接，安排他坐在自己的旁邊，針對他高貴的身份和不幸的遭遇，用遺憾的語氣表達不著痕跡的同情和責備。皇帝說道：

偉大的真主!你自己犯了錯誤，現在才會接受命運的判決。躓踣的羅網是你自己所編織，荊棘的樹木也是你自己所栽植。我願意赦免，甚至願意幫助穆斯林的護衛勇士：你抗拒我的威脅，你藐視我的友誼，你逼得我帶著所向無敵的軍隊進入你的王國。要是你獲得勝利，我不是不知道會有什麼下場，我和我的部隊都會難逃滅亡的命運。但是我不屑於報復行為，你的生命和尊嚴都將獲得保障，我要用對敵人的仁慈表示對真主的感激。

被俘的國王表現出悔恨的姿態，帶著屈辱的神色接受象徵地位的長袍，流著眼淚擁抱他的兒子穆薩，經過他的請求才從俘虜當中找出兒子來。奧斯曼君王住在一座金碧輝煌的帳幕裡，衛兵只有在提高警戒時才免於尊敬的態度。等到他的妻妾從布爾薩來到以後，帖木兒將德斯庇娜王后和她的女兒歸還給她們的夫君和父親。塞爾維亞公主早先獲得允許可以信奉基督教，因此帖木兒很虔誠地提出要求，她應該接受先知的宗教不得延誤。巴耶塞特獲得邀請參加勝利的宴會，蒙古皇帝將一頂皇冠加在他的頭上，並且讓他手裡拿著一根權杖，提出莊嚴的保證要讓他給祖先的寶座帶來更大的光榮。蘇丹的早逝使這個承諾所要達成的效果完全落空，他雖然有極為高明的醫生仔細照料，但受到中風的打擊在阿克息爾過世，這個地方就是皮西底亞的安條克，時間是在他戰敗後大約9個月(公元1403年3月9日)。勝利者在他的葬禮上流出眼淚，遺體用盛大的行列運送到修築在布爾薩的陵寢，他的兒子穆薩收到黃金、珠寶、馬匹和武器等極為豐富的禮物，被授予紅色墨水批准的國書，允許他擁有安納托利亞王國。

上面所提的這段對慷慨的征服者的描述，是從帖木兒自己的編年史中摘錄出來的，這部史書完成的時間是在他逝世19年以後，編者呈獻給他的兒子和孫兒。
[38]

 當事實還有數以千計的人能夠記得時，他那真正的行為被明顯的謊言所諷刺。提出證據的確很有份量，所有的波斯歷史學家全都接受，
[39]

 然而奉承之徒的卑鄙和無恥在東部更普遍。一大串證人都可以證實巴耶塞特受到嚴苛和羞辱的待遇，依一些人出現的時代和地點加以說明。

其一，讀者或許沒有忘記法蘭西的守備部隊，在波西考特元帥離開以後留下來防衛君士坦丁堡。他們在那裡最早獲得主要敵手全軍覆沒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其中有些人士曾經跟隨希臘使臣前往帖木兒的營地。從他們帶回來的報告資料中，元帥的僕從和歷史學家非常肯定，巴耶塞特的監禁和死亡都是處在「困苦」的狀況下，何況相距的時間還不到7年。
[40]



其二，15世紀以復興古典文化為己任的學者當中，意大利的波吉烏斯
[41]

 應該算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風格文雅的《對話錄》提到命運的變化無常和世事的枯榮興衰，
[42]

 是他50歲時的作品，正值帖木兒對土耳其人之役獲勝後第28年，他對征服者的讚譽不亞於古代極其赫顯的蠻族人士。波吉烏斯從幾名目擊證人口中，獲得蒙古皇帝功勳和紀律的第一手資料，沒有遺漏奧斯曼國君這個非常切合主題的案例。國君像一隻野獸一樣被西徐亞人關在鐵籠裡面，在亞洲被當成稀奇事物展示給民眾觀看。我可以引用兩本意大利的年代記，來加強在史料方面的權威性，或許可以舉出更早的日期，至少能夠證明有同樣的故事，不論內容的真假對錯，是在第一次改革浪潮發生的時代傳入歐洲。
[43]



其三，在波吉烏斯享譽羅馬的時代，艾哈邁德·伊本·阿拉布夏在大馬士革寫出有關帖木兒的歷史著作，文字華麗優美但是內容惡意誹謗，他曾經到土耳其和韃靼地區去旅行搜集所需的史料。拉丁人和阿拉伯人的作者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通信聯繫，要是他們都同意「鐵籠」這件事實，那麼這是正確性最突出的證據。艾哈邁德·伊本·阿拉布夏同樣提到另外那些違反家庭和親情的暴行，巴耶塞特只有極為痛苦地忍受。他非常不智地提到婦女和不貞，使得嫉妒的韃靼人懷恨在心。在勝利的宴會中，用女性侍飲者供應酒類，蘇丹看到自己的侍妾和妻室混雜在奴隸之中，沒有戴面紗暴露在放縱無禮的眼光之下。據說為了避免爾後發生同樣的侮辱，他的繼承人除了一次例外，禁止舉行合法的婚禮。布斯比奎斯是從維也納宮廷派往索利曼大帝的使臣，他提到奧斯曼人不僅相信還證明此事屬實，至少在16世紀仍舊如此。

其四，因為處於這樣語言不通的狀況之下，一位希臘人的證詞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來的影響更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們在較晚的時期享有盛名，談起這件事的時候語氣也不是那樣肯定，但是更要注意喬治·法蘭扎，他是最後那些皇帝的寵臣，生在安哥拉會戰前一年。發生這件事以後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宮廷，這位歷史學家可能和一些資深的新軍人員談過話，他們曾經與蘇丹一起成為俘虜，說是看到他被關在鐵籠裡面。

其五，不管怎麼說，最後的證據來自土耳其的編年史，萊克拉維斯、波科克和康特米爾都曾經參考和抄錄，他們都悲歎俘虜受到鐵籠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歷史學家還是有點可信度，他們如果不揭露國王和國家受到的恥辱，就無法指責韃靼人。

從這些對立的前提可以導出明確和合理的結論，謝裡菲汀·阿里忠實敘述第一次見面那種誇張的談話，我感到滿意，認為沒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為成功而能夠表現出體諒別人的態度，裝出寬宏豪爽的氣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識時務的傲慢，使得帖木兒在不知不覺中產生疏離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敵人是安納托利亞的王侯，他們的抱怨不僅讓人覺得公正，也激起憤怒之心。帖木兒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牽引這位被俘的蘇丹，用盛大的凱旋行列進入撒馬爾罕。他發現有人圖謀要讓巴耶塞特找機會逃走，挖一條地道通到他的帳篷。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採取嚴厲的管制手段，在班師還朝的長途行軍過程中，載運他的大車裝上鐵製的囚籠，不能將之看成是惡意的侮辱，而是一種嚴密的預防措施。

帖木兒讀到一些帶有傳奇性質的歷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輩的波斯國王，運用類似的方式處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羅馬的愷撒
[44]

 一樣，應該受到譴責，要為自己犯下的惡行贖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體的狀況已經無法去接受審判，雖然他的早逝並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這筆賬仍舊要算在帖木兒的頭上。帖木兒無須與死者作戰，對於一個從他的權力之下獲得解脫的戰俘，能夠賜予的東西也不過是眼淚和墳墓。如果說巴耶塞特的兒子穆薩獲得允許，統治已成廢墟的布爾薩，事實上征服者已經將安納托利亞幾個行省歸還給合法的君王。


 六、帖木兒的凱旋和最後逝世於出征中國的途中(1403—1405 A.D.)

從額爾齊斯河和伏爾加河到波斯灣，以及從恆河到大馬士革和愛琴海，亞洲在帖木兒的掌握之中，他的軍隊百戰百勝，他的野心永無止境，宗教狂熱令他渴望征服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讓基督徒皈依伊斯蘭信仰，現在世人聽到他的名字無不戰慄。他已經抵達陸地最遙遠的邊緣，但是在歐亞兩個大陸之間是一片狹窄而又無法逾越的海洋。
[45]

 身為無數「托曼」騎兵隊也就是萬人隊的最高統帥，麾下竟然沒有一艘戰船。君士坦丁堡和加利波利是越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赫勒斯滂海峽主要的通道和渡口，前者在基督徒手裡，而後者為土耳其人掌握。面對如此嚴重的情勢，他們忘記宗教的差別，為著共同的目標要緊密團結在一起，兩個海峽用船隻和工事進行防衛，帖木兒用攻擊對方的敵人作為借口，要求將軍隊運送過去，遭到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拒絕。他們同時也用貢金作為禮品，派出使臣極力安撫他那高傲的性情，用審慎明智的理由對他進行說服的工作，讓他瞭解採取撤退的行動可以獲得勝利的榮譽。巴耶塞特的兒子索利曼苦苦哀求，懇請帖木兒對他的父親和他自己能夠大發慈悲，表示願意接受帖木兒一份紅色國書，作為在羅馬尼亞王國登基的敘任式，事實上他早已用武力獲得這個國家的主權。他同時還反覆陳述他那誠摯的意願，要親自前來投身到「世界之王」的腳前向他致敬。

希臘皇帝(無論是約翰或曼紐爾都如此)
[46]

 用繳納貢金的方式表示降服，與原來按規定付給土耳其蘇丹的金額完全相同，並用忠誠的誓言確保條約的執行，只要蒙古軍隊從安納托利亞退走，他們就心滿意足了。還有很多國家陷入恐懼和幻想之中，那是因為帖木兒的雄心壯志要擬訂新的征服計劃，從事工程浩大和傳奇冒險的迂迴行動：計劃的要點是要奪取埃及和阿非利加，從尼羅河向著大西洋進軍，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歐洲，等到把基督教世界的王國納入他的控制之下，再經由俄羅斯和韃靼地區的曠野返回家園。埃及蘇丹的降服能夠防止這個路途遙遠和充滿幻想的危險。祈禱詞提到他的名字，錢幣上面刻他的頭銜，這種殊榮證實帖木兒在開羅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像長頸鹿(或稱駝豹)這種稀有動物和9只駝鳥，都是阿非利加地域進貢給撒馬爾罕的禮物。

在我們的印象之中竟然有這樣一位蒙古人，真是會讓人感到驚奇不已：他在圍攻西麥拿的營地裡，進行各種狀況的考量，幾乎完成入侵中華帝國的規劃，帖木兒用民族的榮譽和宗教的狂熱來督促這一次的冒險行動。他使得伊斯蘭信徒血流成河，只能用毀滅同樣多不信真主的人才能贖罪。他現在已經站在樂園的門口，要根絕中國的偶像崇拜者，在每個城市建立清真寺，公開信仰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這些才是他光榮進入樂園的最佳保證。成吉思汗的世系最近在中國遭到驅逐，這是對蒙古姓氏的侮辱，此時中華帝國處於混亂之中，正是報仇雪恥最好的時機。
[47]

 建立明朝、威名遠震的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安哥拉之戰前四年崩殂(1398 A.D.)，他的孫子是個軟弱和不幸的年輕人，經過犧牲百萬中國人性命的內戰之後被燒死在皇宮之中。
[48]

 帖木兒在撤離安納托利亞之前，派遣一支大軍渡過錫霍河，還有大批原有或新近獲得的臣民，修築所需的道路，降服身為異教徒的卡爾梅克人和蒙加爾人，在沙漠中建立城市和倉庫。派出的部將辛勤工作，他很快收到從額爾齊斯河的源頭直到中國的長城這個未知地區的完美的地圖和報告。就在這個準備階段，皇帝完成格魯吉亞最後的征服，留在阿拉克西斯河畔度過冬季，綏靖波斯發生的動亂，經過長達4年9個月的戰役以後，用緩慢的班師行列回到首都。

他登上撒馬爾罕的寶座，經過短暫的休息後展現出統治的氣勢和權威(公元1404年7月—1405年1月8日)，聽取人民的訴願，裁定公正的獎懲，分配經費建築皇宮和廟宇，接見埃及、阿拉伯、印度、韃靼地區、俄羅斯和西班牙的使臣，後者呈獻的一件繡帷使得東方的畫家為之失色。6位孫兒的婚事不僅表現出皇帝慈愛的親情，也像宗教的儀式受到尊敬。他們的婚禮恢復了古老哈里發的高貴和虛榮，典禮在夏宮的花園裡舉行，點綴著無數的帳篷和天幕，展示一個偉大都城的奢侈物和一個勝利營地的戰利品。整片森林被砍倒，供應廚房所需的燃料，平地上面佈滿可以食用的肉類，還有無數的美酒，數以千計的客人受到慇勤的款待，政府各階層的人士和世上各民族的代表，全都前來參加皇家的盛宴，甚至就是歐洲的使臣都沒有受到排斥，即使是最渺小的魚類在廣大的海洋也有容身之處(傲慢的波斯人有這種說法)。
[49]

 為了與民同樂，到處張燈結綵和舉辦慶祝活動，撒馬爾罕的貿易過去就很發達，每種行業都在爭奇鬥勝，運用很特殊的手藝和材料，裝點著華麗的裝飾，排場極為盛大。宗教法官批准婚約以後，新郎和新娘退回他們的新房，按照亞洲人的習俗他們要著裝和卸裝9次之多，每次更換服飾的時候，珍珠和紅寶石要撒在他們頭上，再由他們高傲地賞賜給隨侍的人員。為了使大家盡興，特別宣佈金吾不禁，人民的行動不受約束，就是君王也不理朝政。帖木兒的史官可能提到，他用50年的努力建立一個帝國，始終全力以赴不敢稍有懈怠，一生之中只有這兩個月的幸福時期，可以避開運用權勢所應盡的職責。

帖木兒很快清醒過來，開始處理政府和戰爭的事務，招展的旌旗和標誌發起入侵中國的行動。埃米爾提出的報告顯示，共有20萬人馬，都是從伊朗和圖朗地區挑選的士卒，再加上久經戰陣的老兵。500輛大車和數量龐大的馬匹和駱駝隊伍，用來運送他們的輜重和給養。部隊要為未來長期的缺乏補給完成妥善的準備，因為一個商隊從撒馬爾罕到北京，平靜無事的旅程需要花6個多月的時間。無論是老邁的年齡還是嚴寒的冬季，都沒有讓性急的帖木兒受到耽誤，他騎上馬背在冰上走過錫霍河，從首都前進76個帕勒桑大約是300英里的距離，在奧特拉附近紮下最後的營地，在那裡聽候死神的召喚。勞累以及不慎飲用冰水，使得熱病惡化，亞洲征服者的終年是70歲(1405年4月1日)，距他登上察合台的寶座已有35年之久。他的征服大業完全停滯下來，集結的軍隊很快解散，中國免於遭到入侵的威脅。在他逝世14年以後，最有權勢的兒子派遣使臣要與北京的朝廷建立友誼和貿易關係。
[50]




 七、帖木兒的行事風格、歷史評價和及於後世的影響

帖木兒顯赫的名聲享譽東方和西方，他的後裔仍舊被授予皇室的頭銜，他受到臣民的頌揚，被當成神明一樣地尊敬，就是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敵在某些方面也深表認同。雖然他一足跛而一手殘廢，體形和身材倒是符合他的地位，完全靠著自製和鍛煉保持活力充沛的健康，這點不僅對他個人非常重要，就是整個世界都受到影響。他在私下的談話中表現出莊重的態度，聲調非常溫和，雖然他不懂阿拉伯語，但是波斯語和土耳其語說得很流利，而且用詞典雅。他很高興就歷史和科學這類的題材與博學之士討論交換意見，閒暇的時間喜愛的娛樂是西洋棋，經過他的改良也可以說是誤導以後，新的弈法更為精細而且無比複雜。
[51]

 他在宗教方面或許不是正統伊斯蘭教徒，卻是一個信仰虔誠的狂熱分子。但是他始終保持清晰的思維，使得我們大可以相信，他對徵兆、預言、聖徒和占星家抱著迷信的尊敬態度，僅僅是裝模作樣拿來當作政策的工具。他管理著一個龐大的帝國，不僅唯我獨尊，而且大權在握，沒有一個叛徒反對他的權勢，沒有一個寵幸迎合他的嗜好，更沒有一個大臣誤導他的判斷。他有非常嚴謹的策略和施政原則，無論產生哪種結果，君王的命令都不容爭辯或撤銷。但是他的仇敵帶著惡意的看法提到，憤怒和毀滅的命令比起施惠和恩寵更會被嚴格地執行。

帖木兒在逝世後留下36個兒子和孫兒，這些都是他最早、也是最順從的臣民，只要在服行職責時產生偏差，就要按照成吉思汗的家規，用打腳心的笞刑來糾正所犯的錯誤，等到改過自新以後就恢復職務和指揮的權力。或許他的心靈並非缺少與人相處的美德，或許他不是不能去愛護朋友和寬恕敵人，但是倫理學的規範是建立在公眾利益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大可以更多地讚許一位帝王的智慧，對人民慷慨大方不會耗盡民財，對人民公平正義使得國泰民安。他的工作是要維持權威和服從的平衡，懲罰倨傲和保護弱者，獎勵有功的人員，將罪惡和怠惰驅離統治的領域，保障旅客和商人的安全，抑制士兵的劫掠，珍惜農夫的辛勞，鼓勵勤奮工作和努力求知。關於這些可以提出一個非常公允的評估，那就是君王的責任是不增加人民的稅賦而能提高國家的歲入，在善盡這些責任以後，他發現可以立即獲得豐碩的回報。

帖木兒可以吹噓，他在剛剛登上寶座時，亞洲是戰亂和掠奪的俎上之肉；等到他建立興旺的君主國，就算是一個幼童帶著一袋黃金從東部走到西部，也無須害怕，不會受到傷害。這是他能夠功成名就的信心來源，這方面的改革使他有理由獲得勝利，爭取到的頭銜可以統治全世界。不過，下面四點意見可以從公眾的感激中，辨別出他所主張的觀點，我們或許應該獲得這樣的結論：蒙古皇帝是人類的公敵而非恩主。

其一，要是一些局部的混亂或地區性的迫害要用帖木兒的刀劍來治療，那麼治療會比疾病帶來更大的傷害。波斯那些權勢有限的暴君，他們的掠奪、殘酷和爭執使得臣民受苦，但是整個國家在改革者的腳步下面化為齏粉。在滿佈繁榮城市的大地上面，經常出現他那極其可厭的戰利品，是用人類的頭顱所堆成的圓柱或金字塔。阿斯特拉罕、花剌子模、德裡、伊斯法罕、巴格達、阿勒頗、大馬士革、布爾薩、西麥拿和1000座其他的城市，當著他的面被他的部隊洗劫、縱火或是完全摧毀。要是一個僧侶或哲學家試著計算一下成為他建立和平與秩序犧牲品的數百萬的受害者，或許他的良心也會感到一陣驚愕。
[52]



其二，他進行毀滅性最大的戰爭，完全是入寇而不是征服。他侵略突厥斯坦、哥薩克、俄羅斯、印度、敘利亞、安納托利亞、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根本不抱希望或意願要保存這些遙遠的行省。他在離開的時候滿載戰利品，但是沒有留下部隊來約束那些強悍的土著，也沒有官員來保護馴服的居民。等到他把古老政府的組織架構盡情破壞以後，就將這些城市遺棄給那些因他的入侵而加劇或引起的惡行，任何現有或可能的恩惠都無法補償這些惡行帶來的損失。

其三，河間地區和波斯的王國才是他盡力栽培和美化的地域，將要永遠為他的家族所繼承。但是征服者的遠離使得和平的工作受到干擾，有時還會產生破壞的作用。當他在伏爾加河和恆河獲得勝利時，他的僕從甚至他的兒子都忘記了他們的主人和責任，調查和處罰遲緩而又偏袒，使公眾和私人受到的傷害很少獲得補救。我們只能將帖木兒所謂的「制度」，譽為一個完美的君主政體極其虛偽的理想。

其四，不論他的施政作為會帶來多少幸福，都隨著他的生命化為烏有，他的兒孫輩所具有的野心是統治而不是管理，他們相互之間充滿敵意，全都成為人民痛恨的對象。他最小的兒子沙洛克還維持著這個四分五裂的帝國昔日的光榮，但是等到他逝世以後，整個局面再度陷入黑暗和殘殺之中，100年內，河間地區和波斯受到烏茲別克人來自北方的蹂躪，土庫曼人在這裡放牧他們的羊群。要不是在烏茲別克人的軍隊征服印度之前，有一位英雄人物趕快逃走，帖木兒的家族在他的子孫傳到第五代就要完全絕滅。他的繼承人(偉大的蒙兀兒諸帝)擴展了他的統治，從克什米爾的山區到科摩林角，從坎達哈到孟加拉灣，全部成為他們的領土。在奧朗則布的統治之下，整個帝國冰消瓦解，一個波斯的強盜將德裡的財富搜刮一空。但他們王國的所有膏腴之地如今全部為一個基督教的商業公司所有，這個公司位於北方大洋一個遙遠的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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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巴耶塞特諸子的鬩牆之爭和奧斯曼帝國的統一(1403—1451 A.D.)

奧斯曼君主國的命運完全不同，巨大的軀幹彎向地面，等到颶風吹過馬上恢復原狀，生機更加蓬勃。不管怎麼說，當帖木兒撤離安納托利亞時，他留下的城市沒有宮殿、財庫和國王，一片毫無防衛能力的土地上面散佈著成群的牧人，還有就是韃靼人或土庫曼人出身的強盜。巴耶塞特生前征服之地都是得自這些埃米爾，他們之中有一位出於卑鄙的報復心理，竟然破壞他的墳墓。他的5個兒子的鬩牆之鬥，耗盡了他們世襲的殘餘力量(1403—1421 A.D.)。我要按照他們的年齡和作為的次序逐一介紹。
[54]



其一，不論我所說的是如假包換的穆斯塔法的事跡，還是一個騙子冒充那位失落的王子，都同樣讓人感到可疑。安哥拉會戰時，穆斯塔法在他父親的身旁作戰，但是等到被俘的蘇丹獲得允許可以探尋幾位兒子的下落時，僅僅找到穆薩一個人。土耳其的歷史學家聽到他的話也都相信，那就是他的兄弟混雜在死人堆裡無法分辨，其實這些歷史學家都是獲勝黨派的奴隸。如果穆斯塔法真是從苦難的戰場逃脫，他的朋友和敵人怎麼會不知他的藏身之地12年之久？然後他一在帖撒利現身，就被當成巴耶塞特的兒子和繼承人，受到大批擁護者歡呼？穆斯塔法為希臘人所救，等到他的兄弟穆罕默德過世後，重新恢復自由，並統治帝國。要不是如此，他的第一次敗北也將是他的最後一次。墮落的內心可以證明他那偽造的身世，如果他在哈德良堡的寶座上被尊為奧斯曼的蘇丹，那麼他的逃走、禁囚和可恥的吊死，使得騙子為公眾所不齒。還有幾個敵對的冒牌貨扮演同樣的角色，提出類似的權利要求，據說有30人以冒充穆斯塔法的罪行受到懲罰。像這種經常處死嫌犯的做法，暗示土耳其宮廷對合法王子的死亡也無法確定。

其二，伊撒在他的父親被俘以後，在安哥拉、錫諾普附近地區和黑海統治過一段時期，他的使臣在覲見帖木兒以後，帶回友好的承諾和象徵尊榮的禮物。但是他們的主子很快被一個嫉妒的兄弟，也就是阿馬西阿的統治者奪走了他的行省和生命。最後的結果可以聯想到一種虔誠的論點，無論是摩西和耶穌的律法還是伊撒和穆薩的繼承，都被更偉大的穆罕默德所廢除。

其三，索利曼的稱號沒有列入土耳其皇帝的名單，然而是他阻止了蒙古人勝利的發展過程，在他們撤離以後，還暫時將哈德良堡和布爾薩的寶座聯合起來。他在戰爭時勇敢積極，而且運道很好，他的勇氣受仁慈的影響變得軟弱，但是同樣會被傲慢和僭越激怒，為放縱和懶惰所敗壞。無論是臣民還是君王都要對政府抱著敬畏之心，他卻放鬆了對自己的控制，過度的惡行使得他與軍隊和法律的首長之間產生矛盾。每天酗酒，無論就君王還是公民的身份而言，都會受到大家的藐視，何況他還違反了先知的戒律，更是加倍可厭。索利曼在酒醉的昏睡狀況下為他的弟弟穆薩率領軍隊奇襲，在他從哈德良堡向拜占庭首都逃亡的途中，被追兵趕上殺死在浴場，這時他已經統治了7年10個月(1403—1410 A.D.)。

其四，穆薩的敘任式使他被貶為蒙古人的奴隸，這個納貢的安納托利亞王國領域只限於很狹小的範圍之內，殘破的民兵組織和空虛的國庫，使他根本不是羅馬尼亞統治者的敵手，對方擁有身強力壯和久歷戰陣的老兵隊伍。穆薩經過裝扮以後從布爾薩的宮殿逃走，乘一艘沒有頂篷的小船渡過普羅蓬提斯海，在瓦拉幾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的山間出沒不定，經過幾次徒勞無功的襲擊之後，終於登上哈德良堡的寶座，上面剛剛沾染著索利曼的鮮血。三年半的統治期間，他的部隊對抗匈牙利的基督徒並進攻摩裡亞獲得勝利。但是穆薩的敗亡在於怯懦個性和婦人之仁，等到放棄安納托利亞的主權以後，那些不忠不義的大臣要效忠更有權勢的兄弟穆罕默德，他落在他們的手裡成為犧牲者(1410 A.D.)。

其五，穆罕默德的最後勝利是明智和謙虛應得的報酬，在他的父親被俘之前，皇家的年輕人已經被授予管理阿馬西阿的責任，這個地方離君士坦丁堡有30天的行程，位於對抗特拉布宗和格魯吉亞基督徒的土耳其邊區。就亞洲戰爭的標準來看，這座城堡極為堅固無法攻克。阿馬西阿整個城區被艾裡斯河分為兩半，兩邊的地形向上升起如同一個圓形競技場，看來很像一個規模較小的巴格達。帖木兒在迅速擴張的過程中，像是忽略了位於安納托利亞這個拒不從命而偏僻的角落。穆罕默德不去激怒征服者，維持寧靜的獨立狀況，在行省追捕那批韃靼烏合之眾所殘餘的到處飄流的人員。他盡力排除鄰接的伊撒所帶來的危險，當勢力強大的兩位兄長纏鬥不已時，他保持堅定的中立態度贏得雙方的尊敬；等到穆薩獲得勝利，不幸的索利曼喪生以後，他站在索利曼的繼承人這一邊要為死者復仇。穆罕默德用條約獲得安納托利亞，用武力奪取羅馬尼亞。士兵把穆薩的頭顱呈獻給他，他被當成國王和國家的恩人，受到非常豐碩的賞賜。穆罕默德成為唯一的君王，經過8年平靜無事的統治(1413—1421 A.D.)，將內戰的惡行完全清除乾淨，在堅實的基礎上恢復奧斯曼君主國的政治架構。最後必須關注的事項是，他選擇了兩位大臣巴耶塞特和易卜拉欣
[55]

 輔助年紀很輕的兒子穆拉德二世(公元1421年—1451年2月9日)，這兩位不僅合作無間而且行事謹慎。皇帝去世後他們隱瞞消息40多天，直到繼承人抵達布爾薩的皇宮。君王或是騙子穆斯塔法重新在歐洲燃起戰火，巴耶塞特失去了他的部隊和生命，幸運的易卜拉欣消滅了覬覦巴耶塞特寶座的最後一名冒充者，終於結束了國內的敵對行動，易卜拉欣的名聲和家族到現在還受到尊敬。

精明的土耳其人和整個民族，在這幾次衝突中都致力於帝國的統一，就是經常為個人的私心弄得一盤散沙的羅馬尼亞和安納托利亞，受到熏陶也變得萬眾一心精誠團結(1421 A.D.)。這種努力所獲得的成果，讓基督教的強國產生警惕的心理，要是他們用一支聯合艦隊佔領控制海峽的加利波利，至少在歐洲部分的奧斯曼人很快會被消滅。然而西部教會的分裂以及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傾軋和戰事，使得拉丁人無暇顧及此一影響深遠的軍事行動，他們安於現狀，只想暫時喘口氣，根本不考慮未來的發展，經常為了眼前的利益為那位宗教上永難和解的共同敵人效勞。

熱那亞人
[56]

 在愛奧尼亞海岸的福西亞建立了一個殖民地，壟斷明礬的生產，變得富裕和繁榮，
[57]

 處於土耳其帝國的勢力範圍之內，靠著每年支付貢金保障安寧的局面。在奧斯曼最後一次內戰中，熱那亞的總督阿多諾是位勇敢而又野心勃勃的青年，要與穆拉德站在同一陣營，負責安排7艘堅固的戰船將他從亞洲運到歐洲。蘇丹帶著500名衛士登上水師提督的船隻，船上配置800名勇敢的法蘭西水手，他的生命和自由落在基督徒的手裡。我們對於阿多諾的誠信，心中頗不以為然，卻也不能不加以讚譽。他在航程的半途跪在蘇丹的面前，帶著感恩圖報的神色接受對積欠貢金所給予的免除。他們在穆斯塔法和加利波利視線可及之處登陸，2000名意大利人手執長矛和戰斧，伴隨著穆拉德前去攻取哈德良堡，這種靠金錢收買的效勞很快就得到報應，福西亞的貿易和殖民地遭到徹底的毀滅。


 九、希臘帝國的狀況和穆拉德圍攻君士坦丁堡(1402—1448 A.D.)

要是帖木兒慷慨答應希臘皇帝的請求，領兵前去援救，就會得到基督徒的讚揚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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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位把迫害之劍帶進格魯吉亞、尊敬巴耶塞特發起聖戰的伊斯蘭信徒，對於歐洲的偶像崇拜者不會表示同情或給予援助。這位韃靼人還是遵從野心的衝動，君士坦丁堡獲得拯救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結局。當曼紐爾將政府棄之不顧時，他對上帝祈求但不敢奢望：教會和國家的毀滅，能夠延遲到他時運不濟的有生之年結束之後。等到他從西部的朝聖之行歸來，認為隨時都會獲得悲慘不幸的消息，突然之間收到奧斯曼人撤退、敗北和被俘的報告，使他極為驚愕，不禁大喜若狂。曼紐爾立即從摩裡亞的莫敦啟航，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寶座(1402—1425 A.D.)，罷黜瞎眼的競爭對手，將他放逐到生活安逸的萊斯沃斯島。

巴耶塞特之子派來的使臣很快被允許覲見，但是狂妄的態度已經有所收斂，說話的語氣顯得謙遜有禮，他們最感憂慮和驚慌的事情，就是怕希臘人為蒙古人敞開歐洲的大門。索利曼將皇帝尊稱為父親，要從他的手裡乞求羅馬尼亞的統治權，或者將它視為他所賜予的禮物，用永不變心的友誼保證決不辜負他的恩惠，要歸還帖撒洛尼卡，以及從斯特裡蒙河、普羅蓬提斯海到黑海一線最重要的地區。皇帝與索利曼的結盟使他成為穆薩仇視報復的對象，全副武裝的土耳其人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門前面。希臘人在海上和陸地都被擊退，如果不是一些外籍傭兵守衛城市，他們一定會對自己獲得勝利感到奇怪。曼紐爾的政策或熱情非但沒有延長奧斯曼勢力的分裂，反而要去幫助巴耶塞特幾位兒子中最強悍的一位。這時穆罕默德一世的進展被有如天塹的加利波利所阻，曼紐爾竟然與穆罕默德一世簽訂條約，要將這位蘇丹和軍隊運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穆罕默德一世還在都城受到熱烈的款待，這次成功的出擊為征服羅馬尼亞踏出第一步。

征服者的謹慎和節制推遲了這座都城的毀滅：穆罕默德一世忠實執行他自己以及索利曼應盡的義務，帶著感激的態度尊重和平條約的規定，並且要請皇帝成為他兩個幼子的監護人，妄想使他們免遭他們的兄長穆拉德凶狠而猜忌的毒手。但是這最後的遺囑一旦執行，必會損害到民族的榮譽和宗教的虔誠，國務會議一致宣稱，決不會將兩位皇室的年輕人交給基督狗去照顧和教育。在這個拒絕執行遺囑的問題上，拜占庭的最高會議出現不同的意見。年邁和謹慎的曼紐爾還是屈服於他的兒子約翰狂妄的主張，他們要拔出危險的復仇之劍，釋放不知是真是假的穆斯塔法。他被當成俘虜或人質受到長期的拘留，為了維持他的生活，每年所花的金額高達30萬阿斯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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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塔法在牢房的門口簽署所有的條件，明確規定他要交出進入加利波利也可說是進入歐洲的鑰匙，作為獲得釋放的代價。但是等他登上羅馬尼亞統治者的寶座，竟帶著藐視的笑容打發希臘的使臣上路，同時用虔誠的口吻告訴他們，等到最後審判日的時候，他寧可為違背誓言受苦受罪，也不願將一座穆斯林的城市拱手交給不信真主的異教徒。皇帝立即成為兩位對手的敵人，對他們而言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穆拉德在獲得勝利以後，接著在翌年的春天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

征服愷撒的城市從宗教的價值而論，可以把亞洲大批渴望殉教冠冕的自願投效人士吸引過來，得到戰利品和美女的承諾可以燃起他們黷武好戰的激情，賽義德·貝卡爾的到來和預言使得蘇丹的雄心壯志更是勢不可當。這位先知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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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著一頭騾子抵達營地，500名門徒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要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會臉紅的話，他可能為預言的不靈感到稍許難為情。堅固的城牆擋住了20萬土耳其大軍，他們的攻勢為希臘人和外籍傭兵的出擊所打退，古老的防禦技術抵擋住了最新的攻城器具。傳聞狂熱的托缽僧被穆罕默德召喚到天堂進行通靈的談話；輕信的基督徒所做的回應是，他們看見穿著紫色袍服的無垢聖母瑪利亞，在防壁上面行走鼓舞著大家的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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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兩個月的圍攻之後(1422年6月10日至8月24日)，國內發生叛亂事件，迫得穆拉德趕回布爾薩，這完全是希臘人的陰謀詭計所引發，在穆拉德處死一個無辜的弟弟以後得以平息下來。當他率領新軍在歐洲和亞洲再度展開徵服行動時，拜占庭皇帝邀天之倖在奴役和不穩的狀況下苟安了30年的歲月。曼紐爾崩殂，約翰二世帕拉羅古斯皇帝(1425年7月21日—1448年10月31日)獲得允許繼續統治，條件是每年繳納貢金30萬阿斯珀，割讓除了君士坦丁堡郊區以外所有的領土。


 十、奧斯曼帝國的世襲繼承權以及新軍的教育和訓練

土耳其帝國的建立和光復完全歸功於幾位蘇丹的個人品格，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過程之中，有些最重要場面往往取決於一位主角的表現。這些蘇丹的智慧和德行還是有少許差異，彼此之間還是可以加以區別。但是，從奧斯曼登基到索利曼的逝世長達265年的這段歷史，一共有9位登基的君主，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其餘都是英勇善戰和行動積極的蘇丹。這群極其少見的統治者不僅讓臣民心悅臣服，也使得敵人心驚膽寒。王朝的繼承人不是豢養在後宮奢華的環境，而是在會議和戰場接受教育，幼小的年紀就被父親授予管理行省和軍隊的職位，這種顯現男性剛強氣概的制度雖然很容易引發內戰，但對於君主國家培養重視紀律和勵精圖治的精神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奧斯曼的君主不能像阿拉伯的哈里發那樣，稱自己是真主使者的後裔或繼承人，然而他們自認與韃靼的大汗或成吉思汗家族有親戚關係，這看上去像是奉承之辭而並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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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祖先默默無聞根本無從查考，但是他們那種時間難以磨滅、暴力無法損害以及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很快根植在臣民的心田中幾乎無法拔除。一個軟弱或邪惡的蘇丹可能受到罷黜和絞殺，但繼承的權利可能傳給一個嬰兒或白癡，就是膽大包天的叛賊也不敢登上他那合法統治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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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宮廷裡狡詐的首相和軍營中勝利的將領相繼推翻亞洲那些短命王朝時，奧斯曼的世襲制度卻在500年的實踐中獲得肯定，現在已經與土耳其民族最重要的政治原則結合在一起。

民族的精神和制度能夠形成，要歸功於一種強烈而奇特的影響力。奧斯曼原始的臣民是400戶逐水草而居的土庫曼遊牧民族，追隨他們的祖先從阿姆河來到桑加爾河，現在的安納托利亞平原仍舊佈滿他們老鄉黑白相間的帳幕。最初那一小撮人混雜在自願參加或受到征服的大批臣民之中，在土耳其人這個名稱之下，因共同的宗教、語言和習俗緊密融合。在所有城市中，從埃爾澤努姆到貝爾格勒，這個稱呼適用於所有的穆斯林，這些是最早到來且擁有榮譽的居民。但是，有些地方卻把村莊和耕種的土地放棄給基督徒的農民，至少在羅馬尼亞是如此。在奧斯曼統治極為強勢的時代，土耳其人本身被排除在所有民政和軍事的重要職位之外，經由服從、征戰和指揮方面類似宗教戒律的教育，興起一個奇特的奴隸階級，一個人為的團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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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烏爾汗(1326—1359 A.D.)和穆拉德一世(1359—1389 A.D.)的時代起，蘇丹完全相信：靠刀劍統治的政府每一代要用新的士兵來更替，這些士兵絕不能來自生性柔弱的亞洲，而是身強體壯和勇敢善戰的歐洲土著。色雷斯、馬其頓、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這些行省，成為供應土耳其軍隊的永久來源。皇室擁有的五分之一俘虜因征戰而消耗殆盡以後，一種不人道的稅收方式強加在基督教家庭頭上，那就是5個兒子要徵召一個、每5年徵收一次。到了12或14歲，最健壯的少年被強制從父母的身邊拉走，他們的名字登上記錄冊，從此他們的穿著、教育和供應完全是軍事化管理。他們靠著外貌預測未來的前途發展，被選到布爾薩、佩拉和哈德良堡的皇家學校，交給高階官員去照應或是分散到安納托利亞的農民家庭。他們的主子第一件事是教他們講土耳其語，用各種勞苦的活動鍛煉體魄、增強體能，學習角力、跳躍、跑步、箭術，最後才是前膛槍的運用，一直到他們被抽調到新軍的司令部和連隊，繼續接受軍事或寺院紀律的嚴格訓練。那些在出身、才能和儀表方面更為出色的年輕人，可以進入職位較低的Agiamoglans階級或者是更有發展潛力的Ichoglans階級，前者被選派到皇宮服務，而後者隨侍在君王身邊。接連在四所學校裡學習課程，在白人宦官的棍棒要求之下，每天都要練習騎術和投擲標槍，更為好學的人員努力研究《古蘭經》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語言知識。等到成年而且學習成績良好，他們便逐漸被派去擔任軍事、民政甚至神職的工作。在職的時間愈長可能獲得的職位愈高，等到學養俱佳能夠獨當一面時，成為40員將領之一，可以站在蘇丹的寶座之前，經由他的拔擢負責管理行省的事務，接受帝國最高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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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模式的制度無論實質還是精神都非常適合一個專制獨裁的君主政體。就更嚴格的意義而論，大臣和將領全是皇帝的奴隸，他們要靠他的恩典才能接受教導和培養。當他們離開後宮，可以留起鬍鬚作為獲得釋放的標誌，發現自己身居要職卻沒有親信或朋友，也沒有父母和後代，完全依靠將他們從低賤地位拉拔起來的手，主子稍有不滿，便會像土耳其的格言中所委婉形容的那樣，這雙手就會把玻璃的雕像砸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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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緩慢而痛苦的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性格和才能在洞察一切的眼睛之前無所遁形：一個孤立無援毫無牽掛的「人」，完全要用自己的優點和長處作為獲得任用的標準。如果統治者真有識人之明，他擁有絕對和無限的自由可以進行挑選。奧斯曼的帝位候選人所接受的訓練是從慾望的克制以達到行動的完美，從服從的習性養成指揮的才華。軍隊裡面瀰漫這種風氣，他們的沉著、警覺、堅忍和謙遜，連基督徒的敵人都心儀不已。如果我們把新軍的紀律和訓練，拿來與歐洲軍隊長期以來那種貴族出身的傲慢、騎士制度的散漫、新徵士兵的無知、資深官兵的叛逆，以及罪惡滔天和目無法紀的習性進行比較，那麼對土耳其人獲得勝利就不應有任何懷疑之處。

希臘帝國和鄰近的王國獲得拯救的唯一希望，是運用威力更大的武器，創造更為新穎的作戰技術，如此才能在對抗土耳其這個世仇大敵時具有絕對優勢。他們的手裡就有這樣一種武器，創新的技術正在危急存亡的最後關頭出現。不知是出於偶然的機會還是精心的試驗，中國和歐洲的化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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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用硝石、硫磺和木炭製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星會產生強烈的爆炸。他們很快知道，要是把這種膨脹力封閉在堅固的鐵管裡面，就會以勢不可當的毀滅性的速度將一顆石彈或鐵彈推送出去。有關火藥的發明和運用的確實年代，各家的說法不一，有的地方含糊其詞。然而我們可以斷定，在14世紀中葉，火炮便已為人所知
[68]

 ，在該世紀結束之前，在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和英格蘭這些國家，火炮已經廣泛使用於海上或陸地的會戰和圍攻。各個國家使用的先後，關係不大，誰也不可能從擁有最早或最多的知識中獲得壟斷的利益，普遍的發展使相對的實力和軍事的科學始終處於同等的水平。要想將這方面的秘密限制在教會的範圍之內，也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因背教者的反叛行為和競爭對手的自私政策而獲得這一秘密。

蘇丹對基督徒工程人員的才能，不僅樂意採用還要獎賞錢財。那些將穆拉德運送到歐洲去的熱那亞人，他們應該受到譴責，可能正是他們親手鑄成的大炮被直接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作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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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的攻勢行動沒有達成目標，但是從那個時代的整體戰局來看，他們始終具有優勢的地位，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攻擊者。當攻防兩方勢均力敵形成膠著的態勢時，驚天動地的炮火瞄準城牆和塔樓，這些構建的工事只能抵禦古代威力較小的攻城器械。威尼斯人把火藥的使用傳授給埃及和波斯的蘇丹，並沒有受到任何指責，因為這些人是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盟軍。這些機密立即傳播到亞洲的邊陲地區，歐洲人的優勢只限於輕易征服新大陸的野蠻民族。要是我們將這種罪惡發明的擴展速度與理性、學術和求得和平的技藝極其緩慢和艱困的進步進行比較，一位哲學家就會依據他的性格，對於人類的愚行不是張口大笑就是掩面悲歎。


 第六十六章 東方諸帝求助於教皇 約翰一世、曼紐爾、約翰二世訪問西歐 在巴西爾會議的鼓舞下，經過費拉拉和佛羅倫薩兩次會議獲得結論，希臘教會和拉丁教會要合併 君士坦丁堡的文學和藝術 希臘流亡人士有助意大利發生文藝復興 拉丁人的求知慾和競爭心(1339—1500 A.D.)


 一、安德羅尼庫斯三世遣使對教皇的遊說和承諾(1339 A.D.)

在希臘皇帝統治的最後4個世紀中，對教皇和拉丁人表現出時而友善時而敵意的態度，可以看成繁榮或災禍的溫度計，也是這些蠻族朝代興起或衰亡的標尺：等到塞爾維王朝的土耳其人遍佈亞洲，對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脅，我們可以在普拉森提亞的宗教會議上，看到阿歷克塞的使臣在苦苦哀訴，請求基督徒的共同教父給予保護。法蘭西朝聖者剛把蘇丹從尼斯趕到伊康，希臘的君王立刻對西部的分裂主義者表現出憎恨和輕視的態度，公開宣稱是他們使帝國第一次落入衰亡的深淵。約翰·瓦塔西斯用溫和寬容的語氣提到蒙古人大舉進犯的日期。等到光復君士坦丁堡以後，第一位登上寶座的帕拉羅古斯皇帝，始終為國內和國外的敵人所包圍。查理的寶劍總是懸在他的頭頂，不得不卑辭厚幣請求羅馬教皇開恩，為了解除當前的危險，可以犧牲自己的信仰和品德以及臣民對他的愛戴。米凱爾八世逝世以後，君王和人民重申教會的獨立和信條的純正，安德羅尼庫斯二世對於拉丁人既不畏懼也無愛護之心，等到最後陷入困境，驕傲成為迷信的支柱，要想收回年輕時堅定和正統的聲明，在這個年紀已無法保持顏面。他的孫子安德洛尼庫斯三世不受習性和處境的擺佈，比提尼亞被土耳其人奪走，逼得他要與西部的君王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結成同盟。

50年的分離和不通音信之後，僧侶巴拉姆成為機密的特使，前往覲見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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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奉的詳盡精確的指令出於皇家內衛統領高明的手筆(133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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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過授權的說辭如下：

神聖的教父，皇帝期盼兩個教會聯合，急切的心情決不亞於您的關懷，但是要處理這個微妙的問題，他有責任要考量自己的職位和臣民的成見。聯合方式有兩條可行之路，那就是強制和說服。談起強制，自從拉丁人征服希臘帝國以來從未獲得民心，經過多次的試驗發現毫無成效；說服的辦法雖然緩慢費時，安全卻能夠得到保障，且能夠持久。我們派出由三四十位神學家組成的一個代表團，在熱愛真理和統一信仰方面，可以與梵蒂岡的學者達成共識。但是等到他們返回以後，除了受到同胞的輕視，面對一個盲目而固執的民族所給予的責難，這種共識又能發揮什麼作用，獲得什麼好處呢？誠然，希臘民族習慣於尊重大公會議的決定，可以明確指出信仰應遵守的條款和項目。他們之所以反對里昂的信條，那是因為東部教會對於獨斷專行的會議，事先既未與聞，更沒有派代表共襄盛舉。為了達成有利的目標，雖是權宜之計卻也有其必要，那就是選出一位代表教皇的使節，派到希臘會見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裡亞、安條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長，接受他們的幫助，籌備召開自由而廣泛的宗教會議。但是在目前的狀況下，帝國正遭到土耳其人的攻擊，局勢非常危險，他們已經佔領安納托利亞4個最大的城市，那裡的基督徒居民表示願意恢復他們的忠誠和宗教。但是皇帝的兵員和財力不足以解救他們，因此羅馬使節必須帶來一支法蘭克的軍隊，最好是先行發兵，驅除不信上帝的異教徒，打開前往聖墓的通路。

如果心存疑慮的拉丁人需要獲得保證，事先要求希臘人提出真誠的條件，巴拉姆給予明確而合理的答覆：

其一，只有舉行大公會議才能完成教會的聯合，然而在3個東方教長和眾多的主教沒有從穆斯林的桎梏之下獲得解救之前，不可能召開這樣的宗教會議。其二，希臘人長期受到壓迫和傷害，東方和西方的關係已經疏離，需要表現兄弟情誼的行動和有效的幫助才能獲得和解和認同。同時，這也是為了加強皇帝和盟友的權威，以讓民眾同意他們提出的論點。其三，即使在教義和儀式上出現無法彌補的歧見，無論如何，希臘人還是基督的信徒，土耳其人始終是基督徒共同的敵人。亞美尼亞人、塞浦路斯人和羅得島人受到攻擊，對於法蘭西君王而言，拿起刀槍為保衛宗教而戰就是虔誠的行為。其四，即使將安德羅尼庫斯的臣民當成最壞的分裂教會者、異端邪說或異教徒看待，西部強權國家也應該贊同一個明智的政策，那就是接納一個有用的盟軍，支持一個搖搖欲墜的帝國，保衛歐洲的邊境，一定要聯合希臘共同抗拒土耳其人。不然，如果讓他們的軍隊據有希臘戰敗的人員和財富，豈不是如虎添翼？

安德羅尼庫斯的理想、條件和需求，全部被對方用冷淡而嚴肅的態度加以迴避。法蘭西和那不勒斯國王放棄十字軍東征的危險和榮譽，教皇拒絕召開新的宗教會議再來肯定舊的信條。為了表示對拉丁皇帝和教士提出的已過時的要求的認同，他運用令人反感的稱呼：「致希臘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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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自稱東方教會教長的人士。」對於希臘皇帝而言，讓教皇組建使節團這一想法，要遇到更不幸的時刻和更會唱反調的人物恐怕也不太容易。本尼狄克十二世是個笨拙的農夫，猜疑之心極重以致無所適從，沉溺於怠惰和嗜酒的生活，想要把第三頂皇冠加在教皇的三重冠上面，憑著傲慢的性格倒是綽綽有餘，但是在其他方面卻不適合擔任國家和教會的職務。


 二、希臘帝國兩位皇帝與教皇的談判和訂約(1348—1355 A.D.)

等到安德羅尼庫斯過世後，希臘陷於內戰中，不再為基督徒的聯合大聲呼籲。但是坎塔庫澤努斯剛剛征服和饒恕敵人，對於引導土耳其人進入歐洲，以及將他的女兒嫁給一位穆斯林君王，急著想為自己的行為提出解釋，或者至少能緩和大眾的視聽。兩位政府官員和一位拉丁語通事以他的名義被派往羅馬教廷(1348 A.D.)，教廷自從遷到羅訥河岸邊的阿維尼翁，已有70年之久。他們表明，基於絕對的必要，不得不與異教徒結盟，同時根據他的指示，對於教會聯合和十字軍高唱華而不實的陳腔濫調。本尼狄克的繼承人、教皇克雷芒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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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了友善和體面的接待，承認他們的君王清白無辜，諒解他處於為難的困境，讚許他那心胸開闊的氣度，並且表示對希臘帝國的現狀和變革全部瞭如指掌，他之所瞭解一切全靠一位薩伏伊貴婦人如實稟告，她過去是安妮皇后的侍從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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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雷芒的本性也許不具備教士的德行，但他卻擁有君王的氣勢和風度，用那雙慷慨的手分配聖職或王國同樣游刃有餘。在他的統治之下，阿維尼翁成為講究排場和歡樂的政治中樞，他年輕時過著比貴族還要放蕩的生活，教皇的宮殿，不對，是他的寢室時常出現深受寵愛的女性，美化他的感官也污染他的心靈。法蘭西和英格蘭的戰爭與他的神聖事業背道而馳，但是希臘人的光輝構想可以滿足他的虛榮，所以使臣在返國時由兩位拉丁主教陪同，他們是教皇派出的使節。到達君士坦丁堡以後，皇帝和使節相互讚許對方的虔誠和辯才，他們在會議中經常見面，充滿了稱讚的頌辭和口頭的承諾，大家都很愉快，但是誰也不會上當。信仰虔誠的坎塔庫澤努斯說道：

我非常看好這場聖戰的前景，可以增加個人的榮譽和基督教世界的公眾利益。我的領土允許法蘭西的軍隊自由通行，要把我的部隊、船隻、錢財全部奉獻給共同的大業，要是我能獲得殉教者的桂冠，那將是上天賜給我的最大的榮幸。我對於分散的基督徒再度聯合起來這一樁盛事，始終抱著言語無法表達的熱情。要是個人的犧牲能夠促成理想的達成，我會很高興地拔劍自刎；如果能從骨灰中飛起浴火重生的鳳凰，我願架起柴堆親手舉火自焚。

然而這位希臘皇帝語氣一轉，說是傲慢和魯莽的拉丁人提出的教條，使得兩個教會產生分裂。對於第一位帕拉羅古斯皇帝採用奴性和專橫的辦法，他完全加以否認，同時非常堅定地宣佈，除非召開一次自由而又廣泛的大公會議，對於基督教的信條做出最後的決定，否則他不能違背自己的良知和理念。他接著說道：

目前的情勢不容許教皇和我在羅馬或君士坦丁堡晤面，但是可以在兩個帝國的邊境附近選擇一個濱海的城市，讓東部和西部的主教團結起來，做出好的榜樣來教誨所有的信徒。

教皇的使節對這個建議事項似乎感到滿意，坎塔庫澤努斯像是沒有達成希望，裝出一副悲傷的神色。事實確實如此，克雷芒很快逝世，他的繼承人擺出另一種姿態，皇帝的種種構想全部成為鏡花水月。坎塔庫澤努斯的生命極其漫長，在修道院裡苟延殘喘度過餘生，這位謙卑的僧侶除了祈禱，已經沒有能力指導他的門生或他的國家。

然而，在所有君士坦丁堡君王之中，只有身為門生的約翰·帕拉羅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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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贊同、相信和服從西部的牧者。他的母親薩伏伊的安妮是在拉丁教會的懷抱裡受洗的，與安德羅尼庫斯的結縭逼得她要改換名字、服飾和信仰，但是她的內心仍舊忠於她的國家和宗教。她的兒子從小接受她的教導和培養，即使在成年以後，無論是思想還是身體都依然受到她的控制。在他獲得自由再度登基稱帝的第一年，土耳其人仍舊掌握赫勒斯滂海峽，坎塔庫澤努斯的兒子在哈德良堡準備出兵。帕拉羅古斯自己沒有實力也無法依靠人民，於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希望能獲得外國的援助，不惜放棄教會和國家的統治權力，把用紫色墨水簽署蓋上金牛印璽的賣身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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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下托付給一名意大利代理人(1335 A.D.)。這份協定的第一條是誓詞，永遠效忠和服從羅馬和正統教會至高無上的教皇英諾森六世和他的繼承人。皇帝答應用尊敬的態度接待教皇的使節和教廷大使，安排居住的宮殿以及舉行宗教儀式的禮拜堂，同時指派他的第二個兒子曼紐爾作為人質以保證他的誠意。俯就屈服的結果使他獲得迅速到來的援軍，一共是15艘戰船、500名武裝士兵和1000名弓箭手，用來對付他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敵人。

帕拉羅古斯想將同樣的精神枷鎖強加在教士和人民身上，但是預見到希臘人一定會抗拒不從，於是他採用兩種有效的方法：收買和教化。教皇的使節獲得授權，只要聖職人員簽署贊同梵蒂岡的信條，可以優先派任已有空缺的教職。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三所學校，教授年輕人拉丁的語文和經典，帝國的繼承人安德羅尼庫斯成為第一位登記的學生。要是這種說服或強迫的方式全都失敗，帕拉羅古斯就公開承認德薄能鮮無力治國，把君權和父權全部轉移給教皇，使英諾森可以全權處理他的家庭、他的政府，以及他的兒子和繼承人的婚姻大事。但是這份協約從未被執行也沒有公開發佈，羅馬人的戰船如同希臘人的從命，都是幻想而已，最後還是靠著嚴守機密，才使得君王逃過一事無成和身敗名裂的羞辱。


 三、希臘皇帝約翰·帕拉羅古斯及其子訪問歐洲(1369—1402 A.D.)

土耳其人的武力產生巨大風暴，很快降臨到帕拉羅古斯的頭上。自從哈德良堡和羅馬尼亞喪失以後，他淪落為傲慢的穆拉德的家臣，被困在都城中，唯一的願望是能盡量拖延時日，成為野蠻人最後的俎上魚肉。處於這種極其惡劣的狀況之下，帕拉羅古斯決定乘船前往威尼斯，然後投身在教皇的腳前(1369年10月13日)。他是第一位訪問西部陌生地區的拜占庭君王，然而也只有這裡可以讓他找到安慰或疏解他的情緒，在神聖的樞機主教團前露面，總比到土耳其政府能保住更多的尊嚴。羅馬教皇在長久離開以後，現在又從阿維尼翁回到台伯河畔，烏爾班五世的個性溫和、善體人意，鼓勵或贊同希臘國君的朝聖活動。梵蒂岡在同一年內有幸能接待兩位皇帝，這兩位陛下分別代表著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這次懇求援助的訪問中，由於過去不斷的災難早已磨掉驕縱的氣焰，講出很多客套話，表現出過分謙虛的模樣。他當著4位紅衣主教的面，以一個真正天主教徒的身份，承認教皇的無上權威和聖靈的雙重流出性質。經過這番心靈的淨化過程之後，他被引導到聖彼得大教堂進行公開的覲見。烏爾班在紅衣主教的護從之下登上寶座，希臘皇帝行了3次屈膝禮，虔誠親吻神聖教父的腳和手最後是嘴唇。教皇當著他的面主持大彌撒，允許他走在前面牽著騾子的韁繩，梵蒂岡為他舉行豪華的宴會。帕拉羅古斯受到友善而體面的接待，然而東部和西部的皇帝還是有點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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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不可能獲得罕見的特權，那就是以輔祭的聖職吟誦福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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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爾班為了賜給新入教者莫大的恩惠，竭盡所能要激發法蘭西國王和其餘西方強權的宗教狂熱，但是發現他們對共同的大業極其冷淡，僅僅熱衷於內部的爭權奪利。皇帝將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一支英國的傭兵隊伍身上，霍克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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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稱阿庫托領導一幫亡命之徒自稱「白種弟兄」，從阿爾卑斯山到卡拉布裡卡，在意大利四處蹂躪，相互敵對的國家可以花錢買到他們的服務。他們彎弓搭箭射向教皇的住所，受到革出教門的處分。教皇現在特別發佈一份赦令，同意與這群盜匪舉行談判，但是霍克沃德的兵力或勇氣都無法擔負這項任務。這樣一支援軍所費不貲，產生的作用有限卻帶來危險的後果，帕拉羅古斯感到失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走投無路的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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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準備返國，就是歸程也遭遇羞辱不堪的阻礙。他抵達威尼斯以後，原來用利息驚人的高利貸借了大筆款項，但是現在他的錢櫃已經空空如也，債權人生怕血本無歸急著要他還錢，就把他拘留下來當作付款最好的抵押品。他的長子安德羅尼庫斯是君士坦丁堡的攝政，一再受到催促要盡力張羅財源，甚至搜刮教堂的金錢都在所不計，好把他的父親從囚禁和屈辱中解救出來。但是這個喪失人性的年輕人根本不因此而感到羞愧，反而以皇帝被囚而暗中感到慶幸。政府非常窮困，教士極其頑固，出於宗教的考量，可以為冷漠和拖延的罪行找到理由充分的借口。這種失職的疏忽行為受到孝順的次子曼紐爾的嚴厲譴責，他很快變賣或抵押全部的財產，乘船趕到威尼斯解救他的父親，願意用自己的自由權利保證償還所有的債務。等到帕拉羅古斯返國以後(1370 A.D.)，這位父親以國王的身份對兩個兒子給予應得的報酬。但是生性懶散的皇帝在信仰和行為方面，並沒有因羅馬的朝聖之旅而有所改進，他的變節背教或改變信仰沒有產生任何宗教或政治的效果，很快被希臘人和拉丁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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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羅古斯返國以後又過了30年，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曼紐爾二世再次訪問西部各國(1400—1402 A.D.)，出於同樣的動機，只是範圍更大。在前面一章我提到他與巴耶塞特簽訂條約，接著是巴耶塞特的毀約，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和封鎖，以及在英勇的波西考特元帥指揮下法蘭西援軍的作戰行動。曼紐爾派出使臣向拉丁強權懇求出兵相助，但是大家認為飽經患難的國君親自出面，會讓冷酷的蠻族一掬同情之淚，願意滿足所提的要求。建議這次旅行的法蘭西元帥，已經完成接待拜占庭皇帝的準備。土耳其人佔領四周的陸地，但是威尼斯的海上航路還是通行無阻，意大利人把他當成第一次來訪的基督徒國君，至少也是第二位受到歡迎的皇帝。

曼紐爾成為信仰的偉大鬥士和懺悔的忠實信徒，不禁使人生出憐憫之心，他的行為舉止表現出王者的風範，雖然受到同情也不會被藐視。他經由威尼斯前往帕杜阿和帕維亞，甚至就是米蘭公爵這位巴耶塞特的秘密盟友，都派人帶路將他安全而恭敬地送到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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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進入法蘭西國境之內，皇家官員負責照料他的起居、行程和用度。巴黎最富有的2000名市民全副武裝騎著馬，直到首都附近的查倫頓前去迎接。他在城門口受到內閣和國會成員隆重的接待，查理六世在王室和貴族的陪同下，用熱烈的擁抱歡迎他的兄弟光臨(公元1400年6月3日)。君士坦丁的繼承人身穿白色的絲質禮服，騎著一匹乳白色的駿馬，這在法蘭西的禮儀守則中是一種極為推崇的表示，白色被視為統治權力的象徵。日耳曼皇帝上次訪問時，提出傲慢的請求，卻遭到惱怒的拒絕，他不得不同意騎一匹黑色的良駒。

曼紐爾下榻在盧浮宮，接連不斷的邀宴和舞會，還有歡飲和狩獵的歡樂場面，都由慇勤的法蘭西人巧妙安排，真是極盡變化之能事，不僅顯示出他們的慷慨，也讓來客有賓至如歸之感。主人供應他一所可以自行使用的禮拜堂，索邦神學院的學者對於希臘教士的言語、儀式和穿著，感到驚訝也表現出憤慨的神色。但是只要稍微瞭解到法蘭西王國的現況，就會讓他感到絕望，知道不可能獲得任何援助。可憐的查理或許也有心智清醒的時候，但經常會回復到瘋狂或癡呆的精神錯亂狀態。他的兄弟和叔父分別是奧爾良和勃艮第公爵，輪流把持政府的統治權，黨派的爭鬥已經為內戰的爆發奠定了悲慘的結局。兩位公爵之中前一位是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沉溺於奢侈的享受和愛情的生活；後者就是那慕爾的約翰伯爵的父親。伯爵最近才從土耳其人的囚禁中被贖回，無所畏懼的兒子始終對自己的戰敗耿耿於懷想要報仇，老謀深算的公爵認為用龐大的費用和難忘的危險，買到上一次的教訓已經夠了。

等到曼紐爾滿足了法蘭西人的好奇，再留下去會讓人厭倦時，他決定前往鄰近的島嶼去拜訪(公元1400年12月)。他從多佛啟程，到達坎特伯雷接受聖奧斯汀修道院副院長和僧侶的款待，這位希臘英雄(抄錄我國一位老資格歷史學家的話)在布萊克希斯，受到國王亨利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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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整個朝廷的歡迎。東部的皇帝暫住倫敦，受到的禮遇極為隆重，但是英格蘭的情況仍舊不適合進行聖戰的計劃。世襲的統治者在同一年受到罷黜和謀殺，目前當政的君王是成功的篡位者，有些人出於嫉妒和怨恨極力打擊他的雄心壯志。蘭開斯特的亨利不斷遭受陰謀顛覆與反叛活動，已經無法將自己從保護不穩的王座所進行的鬥爭中抽身出來。他同情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遭遇，也欽佩他所採取的行動，所以一再設宴邀請。但是如果這位英格蘭的君王願意打起十字軍的旗幟，也不過是在表面上裝出一副虔誠的樣子，僅僅是為了安撫他的人民，或者是對自己的良心有所交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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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曼紐爾對於受到的饋贈和禮遇感到滿足，回到了巴黎。

他在西部待了兩年以後，便取道日耳曼和意大利，在威尼斯登船，前往摩裡亞(1402 A.D.)耐心等待滅亡或獲救的最後時刻來臨。然而他已經避免了公開或私下出賣自己宗教的羞辱。拉丁教會因分裂而大損元氣。歐洲的國王、民族和大學視服從羅馬還是阿維尼翁的教皇而分為兩派，使得這位一心想和兩派都修好的皇帝，不得不對貧窮和不得民心的一方斷絕聯繫和來往。他安排的行程正好趕在大赦年，但是他在通過意大利時，就知道自己沒有希望也無權得到寬容，雖然信徒經由贖罪或懺悔，使得罪行或罪孽可以全面赦免。他的態度過於冷淡，冒犯到羅馬教皇，教皇指責他對基督的聖像有大不敬的行為，勸誡意大利的君王要拒絕和拋棄這個頑固的分裂教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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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希臘人在15世紀對歐洲各國的認識和描述(1400—1402 A.D.)

希臘人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帶著驚愕和恐懼的神色，注視著永不停息的遷徙浪潮，從他們所不瞭解的西部地區不斷流入。最後幾位皇帝的訪問揭開了因長期與西方分離而產生的充滿神秘感的面紗，親眼看到歐洲強大的國家，不能再擺出狂妄的姿態稱他們是無知的蠻族。曼紐爾和勤於打探的隨從人員觀察到的一切，已經由當代一位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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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下來，我將這些零亂的觀點加以搜集和整理，能夠一覽日耳曼、法蘭西和英格蘭早期的面貌，這是一件十分有趣也富於教誨意味的事情，當然我們對這幾個國家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一直瞭然於心。

其一，日耳曼(以下都是希臘人卡爾科科戴勒斯的說法)從維也納到大洋有遼闊的疆域，從波希米亞的布拉格延伸(很奇特的地理描述方式)到塔特蘇斯河以及比利牛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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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除了不能種植無花果樹和橄欖樹以外，其他作物的產量非常豐富，氣候宜人。土著的身體健康強壯，寒冷地區很少受到瘟疫和地震的災害。日耳曼人僅次於西徐亞人和韃靼人，是人口眾多的民族，他們作戰勇敢又能吃苦耐勞，要是團結在一位領袖的指揮之下，發揮的戰力可以說是所向無敵。教皇的恩賜使他們獲得推選羅馬皇帝的特權，再也沒有一個民族像他們那樣忠心耿耿，順從拉丁教長的信仰和教誨。整個國度絕大部分領土被諸侯和高級教士瓜分，但是斯特拉斯堡、科隆、漢堡和200多座自由城市，完全根據平等的法律，按照全民的意願和整體的利益，交由社會賢明人士進行治理。無論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依然流行一對一的徒步決鬥。他們的勤勞能在所有的工匠技藝方面居於領先的地位，日耳曼人一直吹噓他們發明的火藥和大炮，現在已經遍及地球大部分地區。

其二，法蘭西王國位於日耳曼和西班牙，以及阿爾卑斯山和不列顛海之間，大致有15—20天行程的距離，其間包含很多繁榮的城市，巴黎是國王的居所，富裕和奢侈的程度冠於全國。許多王室人員和各地領主輪流在宮殿聽候差遣，將他尊為他們的統治者，其中權力最大的臣屬是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公爵，後者擁有富裕的法蘭德斯行省，各個港口有來自英國及更遙遠海域的船舶和商人進出。法蘭西人是個古老而富裕的民族，他們的語言和習俗雖與意大利有些不同，但是差別不是很大。他們為查理曼大帝的皇家尊嚴，對撒拉森人的勝利，以及奧利弗和羅蘭的英雄事跡而感到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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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直認為在西部的民族之中自己應該居於首位，但是最近與不列顛島的居民英格蘭人交戰失利，使他們那愚蠢的傲慢氣焰有所收斂。

其三，不列顛位於法蘭德斯海岸的對面，是一座大島，也可以看成3個島嶼，他們以共同的利益、相同的習俗和類同的政府聯合成為一體。全島的周長約為5000個斯塔迪亞，上面佈滿城鎮和村莊，雖然不產葡萄酒，各種果樹也很少，但小麥和大麥、蜂蜜和羊毛的產量豐富，居民可以製造出很多布匹。倫敦是這個島嶼的首府，就人口、權勢、富足和奢華而論，在西部所有城市中都可以說是首屈一指，位於河面寬闊而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畔，離注入高盧海的河口有30英里，每天潮水的漲落為商船提供進出的安全航道。國王是一個強大而動亂的貴族集團的首領，主要的諸侯運用自由權力和永久時效來保有他們的產業，國王的權力和臣屬的服從由法律規定其範圍和限度。這個王國經常為外來的侵略和內部的叛亂所苦，不過土著不僅勇敢而且強壯，以重視軍備和戰無不勝而聞名於世。他們的長盾和小圓盾倣傚意大利人，長劍來自希臘人的規格，只有長弓非常特別，使英格蘭人獲得決定性的優勢。他們的語言並非淵源於歐洲大陸，至於家庭生活的習慣與相鄰的法蘭西人沒有多大差別，但在這方面最特殊之處是忽略婚姻的尊嚴和婦女的貞操。他們相互拜訪時，為了表示友好和歡迎，會讓妻子和女兒與客人擁抱，朋友之間將她們借來借去也不以為恥，這種奇特的交易會產生無可避免的結果，島民根本不放在心上。大家都瞭解古老英格蘭的習俗，確信我們的母親具有各種懿德，這名希臘人把正常的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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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淆為罪惡的摟抱，我們對這種輕信可以付諸一笑，當然也可以為惡意中傷表示憤慨之意。但是他的輕信和中傷讓我們獲得一個重大的教訓，那就是不要相信外國人士和遙遠國度的報道，對任何違反自然法則和人類天性的傳聞，都要抱著懷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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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曼紐爾對拉丁人的冷淡態度和個人動機(1402—1437 A.D.)

帖木兒獲得勝利以後，曼紐爾二世返國，在和平與繁榮中統治了很多年(1402—1417 A.D.)。巴耶塞特的兒子力求與他友好相處不再侵犯帝國的疆域，這時他對整個民族的宗教感到心滿意足，利用空閒時間寫了20篇神學對話錄來為他的信仰辯護。拜占庭的使臣出現在君士坦斯的大公會議上，當眾報告土耳其人的權力已經復原原有的強勢，基於這種情勢決定要與拉丁教會恢復關係。穆罕默德和穆拉德兩位蘇丹的征服行動，使得皇帝和梵蒂岡和好如初，君士坦丁堡受到圍攻，幾乎誘使他默認聖靈雙重流出的性質。當馬丁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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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沒有競爭對手的狀況下登上聖彼得寶座時，東部和西部之間恢復信函和使節的友好交往。教皇這邊雄心勃勃，而另一邊則災難綿綿，雙方都使用仁慈與和平的高雅語言進行溝通(1417—1425 A.D.)。富於心機的希臘皇帝表明他的願望，要讓6個兒子都娶意大利的公主；羅馬人也會玩花樣，他們嫁出蒙費拉侯爵的女兒。讓一群貴族出身的處女作為陪嫁，要用綺年美貌來軟化頑固的分裂教會者。然而在熱情面具掩蓋下，有一雙明察一切的眼睛，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宮廷和教會只有空洞和虛偽。

皇帝總是根據世局變化的安危來決定自己的進退，對大臣的指示朝令夕改毫無擔當。他為了逃避臣下固請的壓力，總是強調深入研究的職責和收集教長和主教見解的必要性。目前土耳其大軍兵臨城下，已經不可能將他們召集前來開會。回顧一下這些公開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希臘人堅持3個互相關聯的步驟：派遣援軍、召開會議、教會統一。拉丁人要避開第二步，僅僅同意將派遣援軍作為最後步驟的結果和回報。但是我們有一個機會明瞭曼紐爾最隱秘的意圖，他在私下談話中想要對此事解釋清楚，所以非常坦誠毫無虛假或掩飾。年邁的皇帝已經與長子約翰二世帕拉羅古斯共同統治，並且授予他政府絕大部分的權力和責任。

有一天，他的身邊是受他重用的宮廷總管、歷史學家法蘭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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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場，他對共治者和繼承人說出與教皇談判的主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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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紐爾說道：

土耳其人最怕我們與拉丁人的聯合，也怕西部的好戰民族，這些前來援救我們的軍隊會給他們帶來滅亡，所以這是我們對付土耳其人最後的手段。你只要一受到異教徒的威脅，馬上要讓他們看到即將面臨的危險。可以提出協商的建議，討論實行的辦法，但是要拖延或避免召開對宗教和政治利益都無好處的大公會議。拉丁人非常自負而希臘人生性固執，每一邊都不會讓步或退卻。企圖完美的聯合只能助長分裂分子的氣焰，疏離兩個教會的關係，留下我們毫無勝利的希望或自衛的能力，任由蠻族處置和擺佈。

皇家年輕人根本聽不進有益的教訓，就從座位上起來毫無表示地離去。老謀深算的君王(法蘭扎繼續記述)轉過來望著法蘭扎，接著往下說道：

我的兒子把自己看成偉大的君主充滿英雄氣概，唉，老天!這個不幸的時代還能容許英雄主義和豐功偉業？他那大無畏的精神可能適用於祖先的開創時期，然而目前的情勢並不需要一位皇帝，而是一位謹慎的管家處理僅剩的一點財產。我記得很清楚，在我們與穆斯塔法結盟的時候，他抱有極為崇高的理想。我非常害怕他那不顧一切的勇氣，會使得整個家族遭到毀滅的命運，甚至就是宗教問題處理不當，也會使我們墜落萬丈深淵。

然而曼紐爾的經驗和權威能夠保住和平，避免召開宗教會議。他到78歲時穿著僧侶的衣服結束漫長的一生，把值錢的動產分給他的兒女和窮人，還有他的醫生和受到喜愛的僕從。在他的6個兒子之中，次子安德羅尼庫斯繼承帖撒洛尼卡公國，等到他把這座城市賣給威尼斯人後不久死於麻風病，最後這座城市還是被土耳其人佔領。意外的機遇使得伯羅奔尼撒(摩裡亞)重回帝國的懷抱，曼紐爾處於那段一帆風順的時期，在這個正面6英里的狹窄地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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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建石頭城牆和153座碉堡，這道城牆被奧斯曼王朝第一次的攻擊摧毀。富裕的半島用來供養4個年輕的兄弟狄奧多爾、君士坦丁、德米特裡烏斯和托馬斯，本來是綽綽有餘的，但是他們在內部的紛爭中耗盡殘餘的實力，運道最差的競爭者最後只能在拜占庭皇宮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

曼紐爾的長子約翰二世帕拉羅古斯在父親逝世後，被尊為希臘人唯一的皇帝(1425—1437 A.D.)。他立刻拋棄髮妻要娶特拉布宗的公主，認為成為皇后的首要條件就是容貌美麗。教士也都屈服於他那強硬的態度，除非同意他離婚，否則他情願退隱到修道院，把寶座讓給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帕拉羅古斯平生第一次的勝利，也是唯一一次勝利，是從猶太人身上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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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長時期極為精闢的辯論以後，終於說服這名猶太人改信基督教，此一值得紀念的征服行動非常詳盡地記錄在正史之中。他很快重新策定東部和西部的統一計劃，根本不理他父親當年的勸告，帶著誠摯的意願接受提議，要越過亞得裡亞海在大公會議中與教皇晤面。行程頗為危險的計劃受到馬丁五世的鼓勵，但他的繼承人尤金尼烏斯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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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出冷淡的態度，經過一番冗長的談判之後，皇帝接到一個拉丁宗教大會的邀請，只是會議性質帶著新的主張，巴西爾那些自行其是的高級教士，自認是正統教會的代表和審判官。


 六、拉丁教會的敗壞和分裂及對希臘帝國的爭取(1377—1437 A.D.)

羅馬教皇為宗教自由的大業進行鬥爭，獲得光輝的成果，然而獲勝的教士很快受到解救者暴政的壓迫，他們發現對政府官員極其銳利有效的武力，對教皇神聖的品格絲毫不能發揮作用。賦予教士自由選舉權的偉大憲章，可以用上訴的方法消除選舉的結果，可以用委託或推薦的手法予以規避，可以用任意賜予的方式加以阻止，可以用預先和專橫的保留加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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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教廷開始出現公開的拍賣活動，從各個民族掠奪的戰利品使紅衣主教和受寵廷臣大發利市，每個地區都已經怨聲載道，位置重要和地價最高的教會土地，全都集中在國外人士和遙領地主的手裡。教皇居住在阿維尼翁的那段時期，雄心壯志墮落為更為卑微的慾望，全心全意貪求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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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過奢侈的生活。他們嚴格規定教士要繳納就任禮金和什一稅，對於犯罪、騷亂和腐敗的人員可以隨心所欲給予赦免，這些形形色色牽連廣泛的不法行為，因為西部的教會分裂而變得更為嚴重，延續的時間長達50多年之久(1377—1429 A.D.)。

羅馬和阿維尼翁激烈鬥爭，敵對雙方竭力互揭瘡疤，他們的職位朝不保夕，不僅貶低原有的權威，更鬆弛古老的戒律，增加了浮濫開支和橫徵暴斂的需要。在比薩(1409 A.D.)和君士坦斯(1414—141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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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召開兩次宗教會議，以癒合教會的創傷，恢復君主政體的專制。但是參加這兩次大會的人員，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實力，決心要維護基督教貴族統治的特權。君士坦斯會議的神父對兩位教皇提出人身指控，判定他們有罪後加以擯棄，接著罷黜已經承認其統治權的第三位教皇，進而研討羅馬最高權力的性質和範圍，一直要等到建立一個凌駕於教皇之上的大公會議的權力機構，否則他們不願意解散。他們為了教會的管理和改革，決議定期召開類似的集會，每次會議結束之前，要確定後續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受到羅馬教廷的影響，下次在西恩納召開的會議很容易就避開了，但是巴西爾會議(1431—1433 A.D.)
[100]

 大膽而強硬的議程，幾乎給當政的教皇尤金尼烏斯四世帶來致命的打擊。神父懷疑他別有用心，急忙公佈第一項信條，即世界上所有教會反邪惡的鬥士的代表，都對包括教皇在內的所有的基督教徒擁有神聖的宗教裁判權。除非經過協商獲得他們的同意，否則任何一次大公會議都不得解散、延期或遷移。尤金尼烏斯在怒氣衝天之下，為反對大會的決議而頒布諭令，因此他們大膽召喚、勸誡、威脅和譴責聖彼得蠻橫無理的繼承人。他們一再延後，是為了讓他獲得充分悔悟的時間，最後宣佈給他60天的期限，如果不能聽命行事，他將被暫停行使所有塵世和教會的權力。他們為了顯示對君王和教士同樣擁有統治權，出面接管阿維尼翁政府，廢止神聖財產權的轉讓，保障羅馬人的權益免於繳納新稅。這些大膽的行為不僅受到教士在輿論方面的認同，也獲得首批基督教世界的君王給予支持和鼓勵。

西吉斯蒙德皇帝宣稱自己是宗教會議的僕從和保護人；日耳曼和法蘭西擁護他們的神聖事業；米蘭公爵是尤金尼烏斯的仇敵；教皇在羅馬人民的暴亂中被趕出梵蒂岡。現在他同時被塵世和宗教的臣民遺棄，除了屈服已經別無選擇，教皇下達一道喪失顏面的諭令撤銷自己的議案，批准會議的決議事項，他的使節和紅衣主教全部併入受到尊敬的團體，似乎完全順從最高立法機構所制定的信條。這個團體的名聲傳遍東部地區，西吉斯蒙德當著他們的面接見土耳其蘇丹派來的使臣，他們把12只裝滿絲綢衣服和黃金的大甕放在他的腳前。

巴西爾的神父認為最大的榮譽，是將希臘人和波希米亞人約束在教會的範圍之內，他們派出代表邀請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教長，參加到受到西部各民族所信賴的宗教大會中來(1434—1437 A.D.)。帕拉羅古斯並不反對這個建議，他的使節被用適當的禮儀介紹給正統教會的元老院。但是會議地點的選擇成為難以克服的障礙，因為他拒絕越過阿爾卑斯山或西西里海，明確要求把宗教會議移到意大利交通便利的城市，必要時也可以在多瑙河地區。這項協定的其他條款都很順利地議定了，同意支付皇帝的旅行費用，包括700人的隨從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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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匯給8000達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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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希臘教士膳宿之用；在皇帝出國期間，額外提供1萬達克特、300名弓箭手和若干艘戰船，用來保護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維尼翁城先行墊付部分籌備經費，馬賽進行裝運的準備工作時遭遇很多困難和延誤。


 七、東部皇帝參加大公會議的本末和爾後的影響(1437—1438 A.D.)

帕拉羅古斯身處困境中時，西部的教會勢力都在爭取他的友誼。但是這位手段高明而又積極進取的君王，比起討論緩慢和態度固執的共和國，在這方面倒是佔到上風。巴西爾的信條繼續傾向於限制教皇的專制權力，要在教會內部建立一個崇高和永久的法庭。尤金尼烏斯四世對這種束縛感到難以忍耐，希臘人的聯合可以為他提供一個合適的借口，將叛逆的宗教會議從萊茵河遷往波河，只要越過阿爾卑斯山，那些神父就喪失了獨立自主的能力。他們那時只有勉為其難堅持退守薩伏伊或阿維尼翁，從君士坦丁堡來看，那簡直像是遠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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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和教士都擔心長途航行會遭遇危險，他們更被傲慢的宣言所激怒：在懲治波希米亞人新的異端邪說以後，這次會議是要根絕希臘人舊的異端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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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尤金尼烏斯這邊，一切安排都很順利，各處受到尊敬和禮遇，他特別邀請拜占庭君主前去消除拉丁教會的分裂，就像他對東部教會採用的療程一樣。靠近亞得裡亞海濱的費拉拉，被提出作為雙方友好會晤的地點，經過一番故弄玄虛和偷偷摸摸的活動以後，一項秘密的教令被通過，要把宗教會議轉移到意大利一個城市舉行。

威尼斯人為了達成這次任務，在甘地亞島準備了9艘戰船，他們的行動積極，比起巴西爾緩慢的船隻領先了一步，羅馬的水師提督已經接到指示，要將對方燒燬、擊沉或破壞。當年這裡是雅典和斯巴達爭霸的海域，教士的分遣艦隊原本要在此遭遇，黨派的爭權奪利更為激烈，為了得到帕拉羅古斯的支持不惜動武來解決。在這種情勢下離開自己的皇宮和國土去進行危險的活動，帕拉羅古斯難免感到猶豫不決。父親的勸告言猶在耳，稍有理性也可以判斷出來，拉丁人已經四分五裂，不可能為了東方的事務捨棄前嫌精誠團結。西吉斯蒙德要他放棄這毫無道理的冒險，因為西部的皇帝認同這次宗教會議，提出的勸告當然不帶成見；聽說日耳曼的這位愷撒要提名一位希臘人成為自己和西部帝國的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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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也會完全信以為真，這倒是很奇怪的事。甚至就是土耳其的蘇丹這位要是過分信賴很不安全，不慎觸怒他就會帶來危險的人也提出過意見。穆拉德並不清楚基督徒的爭論，但是很擔心他們的團結。他願意用自己的錢財以供應拜占庭宮廷的急需，同時很豪爽地宣佈，就是他們的君王不在朝中，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也不會受到侵犯。

帕拉羅古斯最後之所以下定決心，完全出於豐富的饋贈和慷慨的承諾，同時希望能暫時避開危險和艱難的處境。他用模稜兩可的答覆將宗教會議的信差打發走後，宣佈他的意圖是要登上羅馬戰船。年邁的教長約瑟只感到畏懼而非希望，海上風濤的危險使他膽戰心驚，明確表示對前途非常憂慮。在國外召開的拉丁宗教會議憑著勢力和人數，就能將30多位東方正教弟兄微弱的聲音給壓下去。但是他不得不屈從於皇帝的命令；同時那些奉承的保證，說是西部各民族會把他的話當成神諭，也使得他怦然心動；再有就是他帶著私心，希望能向西部的弟兄學習，如何使教會脫離君王的掌控。聖索菲亞大教堂的5位十字架護衛者或教會的顯貴，都要隨侍在他的身邊，其中一位是教會首席司事(傳道士)西爾維斯特·西羅普盧斯
[106]

 ，對這次虛情假意的東西教會聯合，
[107]

 用自由發揮的風格寫出這部奇特的歷史。
[108]



對於那些勉強聽命於皇帝和教長召喚的教士來說，服從是首要職責，而堅忍是最高美德。在經過精選、列有20位主教的名單上，我們發現有赫拉克利亞、庫濟庫斯、尼斯、尼科米底亞、以弗所和特拉布宗這幾個都主教的頭銜，以及以個人才華著稱的馬可和貝薩裡翁，他們因學識和辯才深得信任，也都擢升到主教的位階。東部提出一些僧侶和哲學家用來表現希臘教會的學術地位和神聖性質，唱詩班的任務由精選的歌手和樂師負責。亞歷山大裡亞、安條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長或真或假派出他們的代理人，俄羅斯總主教代表一個全民族的教會。希臘人就建立範圍廣大的精神帝國而言，可以與拉丁人一爭高下。教長為了在行使聖職的儀式中，展現出華麗的排場和氣派，聖索菲亞大教堂珍貴的花瓶全都冒著風濤的危險。皇帝把能得到手的黃金全部用來裝飾他的寢宮和車駕，而當他們盡力維持古老的興旺家財時，大家卻為如何分配教皇送來的第一筆賙濟款1.5萬個達克特的問題發生爭吵。在完成必要的準備工作以後，約翰二世帕拉羅古斯帶著眾多的隨從隊伍，在他的弟弟德米特裡烏斯與教會和政府顯要的陪同下，登上8艘帆槳齊備的船隻，穿越加利波利的土耳其海峽進入多島之海，經過摩裡亞半島朝著亞得裡亞海灣前進。
[109]



經過77天漫長而艱辛的航行，這支宗教分遣艦隊終於在威尼斯下錨(公元1438年2月9日)，受到的接待表現出強大共和國的喜悅和慷慨，謙和的奧古斯都統治整個世界，也未能從他的臣民那兒得到這種殊榮，然而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卻將之賜給他那軟弱無力的繼承人。皇帝將他的寶座安放在高聳的舵樓甲板上，接受元首和元老院議員的拜會
[110]

 ，按照希臘人的說法是前來「參拜」。他們乘坐慶典黃金船，有12艘艨艟巨艦隨護，海面佈滿無數壯觀和帶來樂趣的貢多拉，音樂和歡呼的聲音在海面迴響。水手穿上絲綢衣服，甚至船隻都裝扮得金光閃閃，所有的紋章和華飾，都混雜著羅馬雄鷹和聖馬可獅子的圖案。喜氣洋洋的遊行隊伍沿著大運河溯流而上，穿過麗都島的橋樑。東部的來客帶著羨慕的神情，注視這座充滿宮殿、教堂和擁擠人群的城市，像是漂浮在波濤的胸膛上面。
[111]

 他們看到那些用來裝飾城市的掠奪物和戰利品，都是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後運來，心中不禁感慨萬千。

帕拉羅古斯在這裡接受15天熱情的款待之後，繼續他的行程，或水路，或陸路從威尼斯向費拉拉進發。在目前的狀況下，傲慢的梵蒂岡已經有所收斂，他們的策略是盡量讓東部皇帝顯示古老的聲勢。他進城時騎著一匹黑馬(公元1438年2月28日)，同時讓人牽著另外一匹乳白色的駿馬走在前面開道，馬衣上面繡著金鷹的紋章。埃斯特的王室成員、尼古拉的親人、城市的侯爵和權勢更大的君王，
[112]

 這4個人將張在他頭頂的一面華蓋用手高舉起來，帕拉羅古斯在抵達台階底層之前一直沒有下馬。教皇親自到寓所的門口迎接，阻止他不要行屈膝禮，像慈父那樣擁抱他以後，把皇帝引導到左手的座位就坐。要等到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協商出平等的禮儀後，教長才離開他的座艦。君士坦丁堡的教長接受他的兄弟表示聯合和慈愛的親吻，也沒有任何一位希臘的神職人員，委屈自己去親西部總主教的腳。在宗教會議的開幕儀式上，中央最尊貴的位置坐著世俗和教會的首腦人物。尤金尼烏斯只能說他的前輩並沒有親自參加過尼斯和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所以能夠避開君士坦丁和馬西安皇帝的古老成例。經過激烈的爭辯，最後獲得一致的同意，教堂的左右兩側分由兩個民族佔用，聖彼得單獨的寶座放在拉丁人這一側的首位，希臘皇帝的位置原來是在教士的最前面，現在移到第二位，好與西部皇帝的空位相對而且位置相等。
[113]




 八、舉行兩次大公會議共同的結論是教會的聯合(1438—1439 A.D.)

但是等到節慶和禮儀為嚴肅的協商所取代，希臘人馬上對他們的旅程、自己的行為以及教皇都感到不滿。教皇的使者用一支妙筆把教皇描述成威望正隆的模樣，位階列在歐洲的君王和主教的前面，他們對他畢恭畢敬唯命是從。費拉拉的大公會議那層微薄的掩飾很快暴露出他的軟弱，拉丁人在首次會期開始時，僅僅只有5位大主教、18位主教和10位修道院院長出席，絕大多數人員都是意大利籍教皇的臣民和老鄉。西部的權貴除了勃艮第公爵，沒有人親身撥冗前往參加或派出代理的使節，而且這個會議既不能推翻巴西爾合法的決議，也不會反對尤金尼烏斯的身份和地位，這些都是上次會議新的選舉最後獲得的結論。處於這種狀況之下，有人提出休會或延期的建議，立即付諸表決，得到一致同意。雖然如此，帕拉羅古斯還是得到拉丁人的認同，要從這次不受歡迎的教會聯合中贏得世俗的報酬。因而在第一次的會期以後，公開的議程延後6個月。

皇帝帶著挑選出的寵臣和一批擔任警衛的「新軍」，找到離費拉拉6英里的一處寬敞舒適的修道院作為夏季居所，在歡樂的狩獵中忘懷教會和國家的苦難；出獵時，為了獲得豐碩的成果完全不遵守規定，根本不理會侯爵或當地農人的抱怨。
[114]

 就在這個時候，不幸的希臘來客遭到遠離家園和生活貧困的煎熬，給這些貴賓的生活費每月是三四個金弗羅林，雖說這筆款項的總額不到700，但是由於羅馬教廷的窘困或政策，一再發生長期拖欠的狀況。
[115]

 他們渴望盡快脫離這個地方，卻有三重障礙阻擋他們的逃亡之路：要出費拉拉的城門必須有當局發給的通行證；威尼斯政府要逮捕和遣返逃走的人員；君士坦丁堡有無法逃脫的懲罰在等待他們，像是逐出教會、加重罰鍰和定罪宣判，不問聖職的高低一律剝光衣服當眾鞭打。
[116]

 希臘人只有在飢餓或爭執的交互施壓之下，才被說服召開第一次的研討會，極為勉強從費拉拉趕到佛羅倫薩參加正在全面潰退的宗教會議。轉移到新的地點確實有絕對的必要，費拉拉城已經受到瘟疫的傳染，侯爵的忠誠令人懷疑，米蘭公爵的傭兵隊伍正在把守城門，而且他們已經佔領羅馬的郊區。教皇、皇帝和主教想要找到一條穿越亞平寧山不常使用的道路，不僅相當困難而且多少有一些危險。
[117]



然而，教皇所面臨的阻礙全部被時間和政策克服，巴西爾的神父帶來的暴亂對於尤金尼烏斯推行的運動，不僅沒有損害反而產生促進的作用。歐洲的民族都厭惡分裂，不承認他們選舉出來的菲利克斯五世，他先後成為薩伏伊公爵、出家的隱士和拉丁教會的教皇。勢力強大的國君逐漸都被他的對手矯正觀念，變成有利的中立派或堅定的擁護者。背棄巴西爾而到羅馬陣營的使節中不乏值得尊敬的人士，這邊的人數和聲望在無形中日益成長：巴西爾的宗教會議減少到39位主教和300名低階教士參加；
[118]

 同時佛羅倫薩的拉丁人可以拿出可觀的簽署名冊，包括教皇本人、8位紅衣主教、2位教長、8位大主教、52位主教、45位修道院院長或擔任聖職的宗教領袖。經過9個月的努力工作和25次討論會的爭辯之後，他們終於達成給希臘人帶來利益和榮譽的統一。

兩個教會就4個重要的問題產生激烈的爭議：(一)聖餐禮用未發酵餅代表基督肉體的問題；(二)煉獄的性質；(三)教皇至高無上的權力；(四)聖靈流出的單一性或雙重性。兩個民族各派出10名神學辯護士負責對所堅持的觀點進行論辯，拉丁人這邊由口若懸河的紅衣主教朱利安主持，希臘陣營強有力的領導人物是以弗所的馬可和尼斯的貝薩裡翁。我們看到，他們將第一個問題視為無足掛齒的禮儀之爭，因一時一地的風尚不同而產生無害的變異，我們真要大聲讚許人類的理性確有很大的進步。第二個問題雙方獲得一致的認同，說煉獄是一個淨化的中間過程，可以消除信徒輕微的罪孽。至於靈魂是否能被自然的烈火淨化，成為可疑的論點，在幾年之內經過雙方的討論可以解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看來是更為重要而關鍵的問題。然而，東方人一直將羅馬主教尊為5位教長之首，因而他們毫不猶豫地承認，他的司法裁量權可以與神聖的教規並行而不悖，這是含糊籠統的認可，出於方便起見，可以加以限制或規避。聖靈的流出究竟是單獨來自聖父，還是來自聖父和聖子，這是更要深入沉思的信仰問題，在費拉拉和佛羅倫薩的討論會中，拉丁人所增加的「暨」字又細分為兩個問題，那就是合法與否以及合乎正統與否。

或許我不必在這裡吹噓對這個題目自己所保持的無所偏私、無動於衷的態度，但是我卻不能不深入考量，卡爾西頓大公會議反對在尼斯信條，也可說是君士坦丁堡信條再增加任何條款，這一禁令使希臘人獲得了極大的支持。
[119]

 很難想像在塵世的事務中，一個立法機構的成員，能夠管住有同樣權力的繼任者，使他們聽命於前任的安排。但是神啟的指示必然是不可改易的真理，主教個人或省級宗教會議不可以擅自變更正統教會的裁決。就教義的實質問題而論，爭執雙方勢均力敵而且永不罷休；神的流出便可以混淆人的理性；放置在聖壇上的福音書也噤若寒蟬；先人留下版本不同的經文可能出於偽造篡改落於詭辯；希臘人對拉丁聖徒的為人和作品均一無所知。關於這方面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為對方的論點所折服。理性之光可以照亮偏見，運用我們的天賦才能獲得全面的觀察，即使表面的一瞥也能辨認清楚。然而那些主教和僧侶從小學習反覆誦讀成套的神秘語言，民族和個人的榮譽要依靠他們不斷唸唸有詞，狹隘的心靈受到公開辯論的惡言相向，變得更為冷酷無情和怒火中燒。

當他們在烏煙瘴氣的紛爭中迷失方向時，教皇和皇帝卻要謀求表面上的聯合，否則就不能達成彼此會晤的目標。公開辯駁時的頑固態度，會因為私下面對面的交談和妥協而緩和緊張的對立情勢。年邁和虛弱的教長約瑟看來已是不久於人世，臨終的交代使會議平添仁慈與和諧的氣氛，留下的空缺給充滿野心的教士帶來希望。俄羅斯的伊希多爾和尼斯的貝薩裡翁大主教主動積極的服從態度獲得榮升紅衣主教的鼓勵和報酬。貝薩裡翁在最剛開始的辯論中，一直是希臘教會熱誠而有才華的辯護士，如果他被自己的國家指責是背教者和私生子，那麼他在宗教的傳聞中，他似乎是少見而又典型的愛國志士。他之所以受到宮廷的重用，在於開始時的大聲反對和後來的及時順從。皇帝在兩位宗教助理的幫助下，使自己的論點適合當時的全盤狀況和主教的個人特質，他們也接二連三被他的權威和榜樣所感動。他們的收入為土耳其人所掌握，而他們自身則落在拉丁人手裡：僅有的教會錢財，不過是3件衣袍和40個達克特，很快花得乾乾淨淨。
[120]

 返國的希望仍舊有賴於威尼斯的船舶和羅馬的施捨，他們窮困到這樣的地步，以致拖欠了很久應支付的債務，也許賄賂可以發揮作用，讓他們當作恩惠接受。
[121]

 君士坦丁堡的危機和獲救，可以拿審慎和虔誠的偽裝行為作為借口，當時已經對大家暗示，凡是阻礙東西方達成協議的極其頑強的異端分子，將被遺棄在一片敵對的土地，任憑羅馬教皇進行報復或審判。
[122]



希臘人在第一次私下召開的會議上，形式上的聯合計劃獲得24位成員的贊同和12位成員的反對，但是那企圖代表教長的聖索菲亞大教堂的5名十字架護衛者，卻因不合古老的紀律而喪失了資格，他們的選舉權轉移到善於奉承的僧侶、語法學家和凡夫俗子手中。君王的意志產生了一種虛偽和奴性的無異議贊同，僅不過一兩位愛國人士敢站出來表達自己和國人的意見。皇帝的弟弟德米特裡烏斯不願成為教會聯合的見證人，躲到威尼斯。以弗所的馬可誤以為自負就是良知，要與拉丁的異端斷絕一切來往，自稱是正教信條的衛護者和在世的聖徒。
[123]

 在兩個民族的條約中提出雙方認同的方式，既能滿足拉丁人，同時希臘人又不致遭到貶損。他們對於遣詞用字很審慎地進行斟酌和推敲，直到最後那天平的橫桿微微偏向梵蒂岡一邊。雙方同意(我必須提醒讀者要特別注意)聖靈的流出來自聖父「和」聖子，如同來自一個原則和一種本質；「由於」聖子有相同的特性和本質才有這種流出；聖父和聖子的一次激發和創造使得聖靈流出。要想理解最初草案的各種條款並不那麼困難：教皇應該支付希臘人返國所需的經費；必須每年維持兩艘戰船和300名士兵用來保衛君士坦丁堡；所有運送朝聖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船隻要停靠在該城的港口；只要希臘人提出請求，教皇應該提供10艘戰船為期一年，或者是20艘戰船為期半年；如果皇帝需要地面部隊，教皇會對歐洲的君王提出強制要求給予支持。


 九、教皇尤金尼烏斯四世的勝利以及教會獲得和平(1438—1440 A.D.)

在同一年，幾乎是在同一天裡，尤金尼烏斯在巴西爾受到罷黜(公元1438年6月25日)，而希臘人和拉丁人在佛羅倫薩完成教會的再度聯合(公元1438年7月6日)。教皇在前面這次宗教會議(他稱之為魔鬼的聚會)受到污辱，說是犯下買賣聖職、偽證陷害、殘酷暴虐、異端邪說和分裂教會等罪行，
[124]

 當眾宣佈他的罪孽已經無可救藥，不夠資格擁有任何頭銜，也沒有能力負責任何聖職；然而在後面這次會議上，他被尊為基督真正和神聖的代理人，東方和西方的正統基督教徒在分裂600年後，經過他鍥而不捨的努力，終於聚集在一個羊欄之內，在一位牧羊人的領導之下統一起來。教會的聯合決議獲得教皇、皇帝和兩個教會主要聖職人員的簽署，甚至像西羅普盧斯
[125]

 那樣被剝奪選舉權的人，也都表示同意。本來只要準備兩份條約，讓東西方各執一本即可，但是尤金尼烏斯堅持要準備四份同樣的正本，讓大家都簽字作為他獲得勝利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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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那天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聖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共同登上寶座，兩個民族聚集在佛羅倫薩的主座教堂，雙方的代表紅衣主教朱利安和尼斯大主教貝薩裡翁在講壇上現身，用各自的語言宣讀教會聯合的決議條文之後，當著大聲歡呼的教友面用他們的名義熱烈擁抱。教皇和他的樞機主教按照羅馬教會的禮拜儀式行使神聖的職權，所唱的頌歌加上「和子」字樣。希臘人聽不懂音調和諧而又字句不清的歌詞，所以無人在意這一點，被看作是他們的默認，更為謹慎的拉丁人拒絕參加任何公開舉行的拜占庭儀式。皇帝和教士對於民族的榮譽並非毫不在意，條約的批准得到他們的同意，對於信條或儀式不再進行任何改變，這是心照不宣的事。以弗所的馬可堅持正義的立場，他們不願深究，反而在私下表示讚許。等到教長過世以後，除了在聖索菲亞主座教堂，否則他們不願選出約瑟的繼承人。在分派公眾和私人的酬勞方面，出手大方的教皇超出了他原來的許諾，使得大家喜出望外。希臘人不再講究排場而且氣焰低落，還是從費拉拉取道威尼斯原路返國，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歡迎的狀況，下一章將會描述(公元144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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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尼烏斯一開始就馬到成功使他鼓起更大的幹勁，像是亞美尼亞派、馬龍派、埃及和敘利亞的雅各派、聶斯托利派和埃塞俄比亞派，都派遣使節陸續前來親吻羅馬教皇的腳，公開宣佈東部教會的服從和正統教義的信仰。這些來自東方的使節，在所代表的國度並沒有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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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部到處鼓吹和讚揚尤金尼烏斯的名聲。他們對於瑞士和薩伏伊分裂主義的殘餘勢力，發出全力圍剿的叫囂，說這些人阻撓基督世界的全面和諧。緊隨激烈的反對而來的是絕望的厭倦，巴西爾會議在無聲無息中解散，拋棄三重冠的菲利克斯再度引退前往裡帕勒，過著虔誠愉悅的隱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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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之間忘記仇恨和給予補償能夠確保全面的和平(1449 A.D.)，改革和進步的理想全部消失無蹤，教皇繼續濫用教會的專制權力，羅馬不再為選舉活動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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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希臘語在東部的運用以及與拉丁語的比較(1300—1453 A.D.)

3位皇帝的周遊列國對於解決政治問題，甚或宗教問題都沒有獲得成效，但是產生了一項有利的影響，就是希臘的學術因此在意大利復興，從而傳播到西部和北部的國家。拜占庭寶座下的臣民雖然處於奴役和壓迫的最底層，但仍然擁有一把能打開古代寶藏的金鑰匙。他們還擁有一種像音樂那樣意象豐富的語言，把靈性賦予所感知到的事物，使抽像的哲學觀念賦予實體。自從君主國或首都的障礙被踩在腳下，民族的語言在形式或實質方面，毫無疑問會受到外來各蠻族的影響，產生以訛傳訛的現象。為了解釋出於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斯拉夫語、拉丁語和法蘭西語為數眾多的詞彙，不得不製造出大批的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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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宮廷所用和學院所學卻是一種更為純正的語言。有位意大利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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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耳其人入侵前約30年，已經在君士坦丁堡歸化並且與名門世家結親，對這種語言的發展情形有一番描述，有的地方也許過於美化。菲勒福斯說道：

粗俗的語言為人民所藐視，再就是受到每天聚集城中與居民混居的大批來客和商人的污染。雖然有一個學院的門生弟子使用拉丁語言，但表達的意義非常的含混而精神是如此的貧乏，只能靠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譯本來補救。我們要追隨能夠逃過這種污染的希臘人，也只有他們是值得我們傚法的對象。即使是日常的談話，他們仍舊使用阿里斯托芬和歐裡庇得斯的措辭，也就是雅典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的語法，寫作的風格也更為精準而正確。那些因出身和職務關係要與拜占庭宮廷密切來往的人士，都能保持古代語言的高雅和純正，絲毫不摻雜外來的口音。這些天生優美的腔調保存在貴婦人的談吐之中，她們從來不與外國人寒暄應酬。我說的不只是外國人。她們平時生活在深閨之中，避開鄰居的注視，很少看到她們在街頭露面，而出門上教堂和拜訪最親近的家屬，時間總是在傍晚天黑之後，戴著面紗騎在馬上，四周圍繞著父母、丈夫或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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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人有相當數目家世富有的教士獻身於宗教信仰，僧侶和主教的舉止端莊嚴肅顯得與眾不同，他們不像拉丁的教士那樣分心，從不追逐世俗的歡樂甚至軍旅的生活。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和才華奉獻於教堂或修道院的敬神、怠惰或口角之中，至於那些好學深思或抱負遠大的神職人員，會研究本國語言中的神聖和世俗的學術。教士負責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教授哲學和辯論的學校一直維持到帝國最後滅亡。在君士坦丁堡城牆之內的書籍和知識，就數量而言肯定比散佈在西部寬闊地區的還要多得多。但是有一點重要的區別早已有人注意，希臘人凡事守成，寧願退而明哲保身；拉丁人積極進取，處事務求奮勇爭先。這些民族為獨立自主和爭強鬥勝的精神所鼓舞，甚至只是意大利城邦的小小世界，比起日益萎縮的拜占庭帝國，都擁有更多的人口和興旺的局面。在歐洲，那些屬於社會較低階層的群眾，早已解除封建體系和奴役制度的壓迫，獲得自由權利是跨出好學求知的第一步。無論如何，拉丁語的運用不管多麼粗俗和謬誤甚多，總算通過宗教和迷信保存下來，從博洛尼亞到牛津那麼多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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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聚集著數以千計的學者，誤導的熱情能夠引向更為自由和合乎人類需要的研究。科學的復興使意大利第一個拋棄古老的包袱。辯才無礙的彼特拉克靠著他的言傳身教，不愧為當代首位繼往開來的先驅人物；對古羅馬作家的研究和揣摩，能夠形成更為純正的寫作風格，筆調表現出豪邁和理性的情操；那些西塞羅和維吉爾的門徒，抱著推崇和敬愛的心情走近希臘大師的聖壇。法蘭西人和威尼斯人在洗劫君士坦丁堡時，對於利西普斯和荷馬的作品不屑一顧任意破壞，舉世聞名的藝術精品被一錘砸得粉碎，然而不朽的思想在抄錄者的筆下獲得新生，再度傳播開來，就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而言，最大的抱負是據有並理解這些抄本。土耳其的武力毫無疑問會迫使繆司逃匿。希臘連同那些學院和圖書館，可能在歐洲從蠻族的洪流中露頭出來之前，便已經徹底遭到毀滅；意大利的土地可能在還未完成好培育工作之前，撒下的科學種子就已經被風吹散，我們只要想到這裡，真是感到渾身毛骨悚然。


 十一、希臘文化在意大利的復興過程和基礎的奠定(1339—1415 A.D.)

15世紀那些學識淵博的意大利人，對於受到遺忘達數百年之久的希臘文學現在獲得復興，不禁極口稱讚而且給予最高的評價。然而在意大利與越過阿爾卑斯山的國土上，有些名字被人引用，其中幾位是黑暗時期的知名學者，以希臘語的知識受到特殊的推崇，民族的虛榮高聲頌揚他們是飽學之士極其罕見的典範。對於他們的個人成就無須深入探查，事實就看得非常清楚：他們的科學根本沒有基礎，自然不能產生結果；他們很容易使自己和更無知的同代人獲得滿足；而且他們如此奇妙地掌握的言語，只記錄在很少見的抄本中，在西方的大學都沒有講授過。希臘語在意大利的一個角落，被當作地方或至少是宗教的方言，讓人隱約覺察到它的存在。多里克和愛奧尼亞殖民地留下最初印象，始終沒有完全抹除乾淨；卡拉布裡亞教會長期隸屬於君士坦丁堡皇室；聖巴西爾的僧侶在阿索斯山和東部的學校求知和研究。

卡拉布裡亞是巴拉姆的故鄉，他曾經以信徒和使節的身份出現，是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最早使人再度記起荷馬大名的人，至少他一直勸人重讀這位詩人的作品。巴拉姆被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描述為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但是就學識和天分而論真是高大無比，雖然口齒木訥拙於辭令，但觀察事物鞭辟入裡，在很多代的希臘人中(他們確信如此)，就歷史、文法和哲學而論，找不到可以與他媲美的學者。他的才學受到君士坦丁堡君王和神學家的推崇，這類的資料至今還留存於世。坎塔庫澤努斯皇帝是他敵手的保護人，不得不承認這位學養豐富、思想縝密的邏輯學家，精通歐幾里德、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學說。他與居首位的拉丁學者彼特拉克，在阿維尼翁教廷建立親密的友誼，能夠相互切磋彼此受益匪淺。這位托斯坎人用廢寢忘食的精神全力學習希臘語(1339—1374 A.D.)，不辭辛勞突破枯燥和艱辛的初步階段之後，對那些志趣相投的詩人和哲學家，立即著手探索他們的思想和體會他們的靈感。但是彼特拉克很快失去這位有益助手的合作和教益，巴拉姆放棄毫無結果的使臣職位，等他回到希臘以後，企圖用理智之光取代奇想，激怒了一大群狂熱的僧侶。兩位朋友分別3年以後在那不勒斯的宮廷重逢，但是生性慷慨的學生不再重視獲得進步這極其難得的機會，巴拉姆經過他的推薦，最後在家鄉卡拉布裡亞一個小主教區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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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的職務繁多，過著愛情和友誼的生活，大量通信聯繫和經常出外旅行，羅馬的桂冠使他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寫出優美的散文和詩，已經沒有時間專心進行外語的學習。等到他年事已高，希臘語的造詣不再是希望而成為畢生的意願。當他50歲時，有位朋友是拜占庭的使臣也是精通兩種語言的大師，送給他一部荷馬著作的抄本，彼特拉克的回答表現出他的談吐、感激和遺憾。他首先讚揚贈予者的出手大方，認為這份禮物比黃金或寶石更為珍貴，接著他說道：

你贈送的抄本是神聖詩人真正的原作，一切創作的泉源。對於我們而言都能無愧於心，在你是履行了諾言，在我則滿足了渴望。然而，你的慷慨還是存有缺陷，應該把自己的作品連同荷馬一起送給我，是你引導我走入光明的領域，讓我帶著不可思議的目光看清《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無限神奇。但是，我的上帝!荷馬是啞巴，要不我就是聾子，我根本沒有能力欣賞我所擁有的美。我已經將他放在柏拉圖旁邊，讓詩歌界和哲學界的君王靠在一起，我以能見到舉世讚譽的客人為榮。這些不朽的作品只要譯成拉丁文我都很熟悉，但是，看著這些可敬的希臘人表達出最適當的民族氣質，即使無法獲得實際的好處，也能帶來相當程度的樂趣。荷馬的容貌使人感到愉悅，每當我拿起這本無聲的巨著，都難免要發出感歎的聲音，偉大的吟遊詩人!我有一個朋友去世而另外一位非常遺憾地遠離，因而使得聽覺受到阻礙以致失去功能，否則我將會以何等的歡樂來傾聽你的歌聲!然而我還沒有灰心喪氣，加圖的榜樣給我帶來安慰和希望，他在生命最後的階段才進入希臘語的知識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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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的努力未能獲得的成就，卻被他那幸運而又勤奮的朋友——托斯坎散文之父薄伽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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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了目標。這位受到歡迎的作家以《十日談》建立名氣，這本書包含100篇極其風趣的愛情小說，但是後來他在意大利恢復對希臘語的研究而獲得更高的榮譽。公元1360年巴拉姆有個門徒名叫利奧(利奧提烏斯·皮拉圖斯)，在前往阿維尼翁的途中被好客的薄伽丘挽留。他讓這位來客住在自己家中，勸請佛羅倫薩共和國每年給第一位希臘語教授固定的薪俸，自己用全部空閒的時間陪伴曾在歐洲各國任教的老師。

利奧的外表讓學習最熱心的門徒都會產生反感，他穿著一件哲學家或托缽僧的斗篷，面貌醜陋不堪，臉上滿佈黑毛，鬍鬚又長又亂，舉止粗俗不文，情緒陰沉多變，發表拉丁語演說既不能多加修飾也無法滔滔不絕。但是他的腦海中裝滿希臘知識的寶藏，歷史和寓言、哲學和文法可以說是門門精通，還在佛羅倫薩的學校裡朗誦荷馬的詩篇。經過他的解釋和說明，薄伽丘才編撰和翻譯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些較少受拘束的散文譯本，滿足友人彼特拉克的渴求，可能在下個世紀被拉丁翻譯家勞倫提烏斯·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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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私下加以運用。薄伽丘從他的敘述中獲得很多的素材，供他寫出《異教諸神譜系》這篇論文，在當時堪稱知識淵博的巨著，在其中他有意添加希臘的人物和文章，激起知識水平較低的讀者產生驚訝和讚賞。

求知的起步緩慢而又辛苦，整個意大利也難找到10位荷馬的信徒，在羅馬、威尼斯或那不勒斯找不到一個名字可以列入好學的名單。要是反覆無常的利奧沒有在第三年時，放棄這個受到禮遇和收益甚佳的職位，那麼學習希臘語的人數會增多，進步的速度也會加快。彼特拉克在他路過帕杜阿時曾經招待過他一段時間，他賞識這位學者的才華，但是對他那陰鬱和孤僻的個性有點反感。利奧對整個世界和他自己全都感到不滿，用藐視的眼光看待當前的享受，只有想像中的人物和事件才顯得無比美好。他在意大利被看成帖撒利人，而在希臘則成為道地的卡拉布裡亞人。要是與拉丁人在一起，他瞧不起他們的語言、宗教和習俗，但一到君士坦丁堡的岸邊，他又懷念起威尼斯的富裕和佛羅倫薩的風雅。那些意大利朋友對他的強求一味裝聾作啞，只有靠著他們的好奇和恩惠，他才能登船再次出航，但是船隻進入亞得裡亞海以後遭到暴風雨的襲擊，不幸的教師把自己像尤利西斯一樣綁在桅桿上，卻被雷電擊中命喪黃泉。仁慈的彼特拉克為他的受難灑下傷心之淚，但他急切想要知道，是否可以從水手的手裡，救出一些歐裡庇得斯和索福克利斯劇作的手稿。

雖然經過彼特拉克的鼓勵和薄伽丘的培育，希臘學術的弱小幼苗還是很快枯萎凋謝，繼起的一代對於拉丁語用於辯論方面的進步感到滿意，直到14世紀快要結束，一場新興的熊熊烈火才在意大利燃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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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紐爾皇帝在自己啟程之前，早已派出使者和說客乞求西部各國君王的同情。在這些使者當中，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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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聲響亮學養俱佳，是出身高貴的世家子弟，據稱他的羅馬祖先是隨君士坦丁遷移來此。他在出使訪問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宮廷，得到一些饋贈和更多承諾之後，受到邀請擔任教授職位(1390—1415 A.D.)。佛羅倫薩有幸再度聘請這方面的人才，克裡索洛拉斯不僅精通希臘語，而且拉丁語也極為流利，具備的學養和知識無愧於共和國給予他的年俸，也超過市府當局的期望。經常有大批各個階層和年齡的學子前來學校就讀，其中有一位在普通的傳記中敘述他求學的動機和成就。利奧納德·阿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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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道：

我在那時是一個修習民法的學生，但是內心充滿對文學的熱愛，願意花點時間去研究邏輯和修辭。等曼紐爾來了以後，我一直猶豫不決是拋棄法律的學習，還是放棄這萬金難求的機會。因此，我懷著年輕人的熱情，不停地捫心自問：難道你根本不考慮目前的狀況和未來的前途嗎？你打算放棄與荷馬、柏拉圖和德謨斯提尼親密交談的機會嗎？還有那些詩人、哲學家和演說家，每個人都有神奇的描述，任何時代都被當成人文科學的大師受到百般推崇，難道你不願負笈以從嗎？民法的教授和學者在各個大學可說是車載斗量，但是像這樣一位教授希臘語的老師，一旦錯失良機可能再也無法找回。這番道理使我信服，於是我一心一意追隨克裡索洛拉斯，以致白天學習的課程到夜晚成為夢鄉的內容。

就是這個時候，在同一所學校，彼特拉克的私淑弟子拉文納的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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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授拉丁古典課程，顯示出那個時代本土生長的意大利人，能夠在一個雙語學校中自成一格，佛羅倫薩成為研究和傳播希臘和羅馬文化卓然有成的重鎮。皇帝駕臨，把克裡索洛拉斯從學院召到宮廷，但是他後來又在帕維亞和羅馬講學，授課的熱誠和效果獲得各方的讚譽。他的餘生大約有15年的時光，分別用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負起外交的使命和教學的工作。這位文法學家擁有高貴的職務，要教化一個國外民族，並沒有忘懷對君王和國家應盡的神聖責任。伊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被皇帝派到大公會議執行公務，死於君士坦斯。


 十二、教皇貝薩裡翁全力促進意大利的文藝復興(1400—1500 A.D.)

克裡索洛拉斯的範例發生作用，一批批難以餬口而學有專長或精通語言的移民，前來意大利推動復興希臘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軍隊帶來的恐懼和壓力，紛紛逃往一個神奇而富足的自由樂土。宗教會議將希臘教會之光及柏拉圖哲學的神諭引進佛羅倫薩。流亡人員堅持統一，不僅在於善盡基督徒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統教會的復興大業，所以他們有雙重理由可以拋棄自己的家園。一名愛國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誘，犧牲自己的黨派和良心，仍舊可能具有個人和社會的美德。他不再聽到奴才走狗和變節分子的指責，從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復尊嚴。貝薩裡翁審慎信奉正統教會的態度使他獲得羅馬的紫袍，這時他定居在意大利。這位希臘的紅衣主教也是名義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長，被尊為全民族的首領和保護人。他出使博洛尼亞、威尼斯、日耳曼和法蘭西，展現出過人的才能。等到他參與聖彼得寶座的選舉活動，在樞機主教的秘密會議難以掌控的氣氛中，他的當選一度搖擺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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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教會的地位使得文學成就和作品能夠散發出顯赫和崇高的光輝。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學校，每當這位紅衣主教拜訪梵蒂岡，總有兩個民族組成學者的隊伍在一旁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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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互相捧場也獲得公眾的讚揚，那些已經塵封的作品在當時不僅受到喜愛也很管用。

對於15世紀致力於恢復希臘文化的人士，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在這裡只要滿懷敬意提到狄奧多爾·加薩、特拉布宗的喬治、約翰·阿吉羅普盧斯和德米特裡烏斯·卡爾科科戴勒斯也就夠了，他們在佛羅倫薩和羅馬的學校教授本國的語言。他們的努力比起貝薩裡翁毫不遜色，只是他的紫袍受到尊敬，他的運氣為他們在暗中羨慕而已。但是這些文法學家的平生顯得寒微鮮為人知，他們拒絕走上教會這條可以飛黃騰達的路徑，穿著和舉止像是被排除在經商這個行業之外，要是他們的長處僅限於學識這個範疇，那麼或許滿足於安貧樂道的報酬。就這個問題來說，雅努斯·拉斯卡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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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一個例外，他那出眾的辯才、瀟灑的風度和皇家的出身，受到前後幾位法蘭西國王的重用，在這些城市他被請去教學或是參加談判。責任和興趣激勵他們加緊培養對拉丁語的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人士獲得說和寫的能力，運用這種外國語文不但流利而且文雅。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土抱著根深蒂固的虛榮，他們的讚譽或至少是敬意僅限於本族的作家，這些人為他們帶來名聲和生計。有時他們用肆無忌憚的批評或嘲諷，表示對維吉爾詩篇和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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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詞的輕蔑之意。

這些大師的優越性來自親切使用一種活的語言，那些最初的門徒無論是在知識還是實踐方面，要是與他們的祖先相比，退步的狀況不能以道里計。他們引進謬誤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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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學校中明理的後輩廢除。他們完全不瞭解希臘人對重音的重視，那些古阿提卡語的腔調，聽進阿提卡人耳中如同歌唱的音符，必定是產生和諧而又不為人知的精義所在，後來在他們的眼中如同我們今日所見，是一堆無聲無息沒有意義的符號，出現在散文中顯得多餘，更會給韻文帶來困擾。他們的確掌握了文法的技巧，阿波羅尼烏斯和希羅底安價值很高的隻言片語在課堂中被灌輸給大家，他們有關句法和語源的論文，雖然欠缺哲理的概念，學習希臘語的學生仍舊可以運用。拜占庭的文物遭遇劫難時，每位流亡人士總要攜帶一部分財物，或許是某些作家的一部書，如果不是他費盡力氣帶出來，可能就此在世間絕滅。手稿經過不斷的抄錄和文人雅士的需要而增加，原文的謬誤得到勘誤和改正，年長的訓詁家添加註釋對其加以解釋，希臘古典作品經過翻譯傳到拉丁世界，雖然神韻不足但是原義未失，意境之美在譯本中當然更難保持。狄奧多爾·加薩的判斷非常正確，選擇亞里士多德和狄奧弗拉斯圖斯更有份量的著作，有關動物和植物的自然史，為真正的實驗科學打下堅實而穩固的基礎。

然而，大眾用強烈的好奇和熱情在追逐飛馳而過的形而上學陰影。有一位可敬的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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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家中任教，使得柏拉圖長時間被人遺忘以後，經過他的努力又在意大利復興起來。正當佛羅倫薩的宗教會議陷入神學爭論時，他的哲學研究極其雅典化，可能產生一些有益的結果。他表現出的風格是古阿提卡語最純正的標準，崇高的思想有時適合親切的交談，有時裝點著詩歌的韻味和雄辯的色彩。柏拉圖的《對話錄》是一位聖哲的生與死最戲劇性的描述，而且，每當他從雲端降落時，他的道德體系總在諄諄教誨對真理、國家和全人類的愛。蘇格拉底的言傳身教使人對一切事物保持適度的懷疑和自主的探索。如果柏拉圖主義者出於盲目的崇拜，對於神聖大師所表現出的幻覺和謬誤還是同樣敬愛，那麼這種熱情會使逍遙學派枯燥而教條的方法論有所改進。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優點可以說是不分軒輊，有的地方卻形成對立，產生無窮盡的爭論還能保持平分秋色的局面。論點相違的奴隸制度發生碰撞會產生零星自由的火花。現代希臘人分為兩派，只會在領袖的旗幟之下狂怒爭吵，卻沒有戰鬥的能力和技巧，戰場也在他們的交鋒中從君士坦丁堡搬到羅馬。這場哲學的論戰很快墮落成文法學家怒意的發洩和個人的口角，貝薩裡翁雖然始終都為柏拉圖辯護，卻以斡旋者的身份提出建議和裁定，能夠保住民族的榮譽。在美第奇的花園裡，文雅和飽學之士讚賞這個學院所標榜的理論，但是他們這個哲學社團很快解散。如果古希臘哲人的作品是在私室中被研究，更有勢力的斯塔吉拉人則繼續主宰教會和學校的神諭。


 十三、拉丁人在文藝方面的進步和古代學術的影響(1428—1492 A.D.)

我已經稍為詳盡地敘述了希臘人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充滿熱情的拉丁人在文學上的成就不僅趕上而且超過了希臘人。意大利分為很多獨立的城邦，在那個時候，君王和共和國在獎勵文學方面，為了一比高下進行了激烈的競爭。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 A.D.)的勳業遠超過他的名聲，他出身於平民家庭，靠著操守和學識使得地位日益提升，把為人之道放在教皇的利益之上，同時準備好針砭的工具對準羅馬教會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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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經是當代知名學者的朋友，後來更成為他們的贊助人，由於他的個性非常謙遜，這種變化不論是自己還是友人都很難發覺。如果他硬要別人接受一份豐碩的禮物，那並不是用來獎賞對方的功勞，而是藉以表達自己的善意。有人自命清高會婉拒他的賜予，他會帶著理應如此的態度說道：「拿去吧，尼古拉不會老跟在你旁邊的!」這位教宗的影響力遍及整個基督教世界，他運用這種影響力尋找書籍而不是追求名利。從拜占庭圖書館的廢址到日耳曼和不列顛最陰暗的修道院，他搜集到許多古代作家滿佈塵土的手稿，凡在他無法拿走原稿的地方，總要請人很忠實地抄錄一本供他使用。梵蒂岡是諭令、傳說、迷信和副本的古老儲藏所，現在每天都要補充一些更珍貴的品項。尼古拉是如此的勤快，在位的8年時間建成一個5000卷典藏的圖書館，全是他的慷慨手筆，拉丁世界才擁有各種譯本，像是色諾芬、狄奧多魯斯、波利比阿、修昔底德、希羅多德和阿庇安的作品，斯特拉波的《地理學》，《伊利亞特》，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最有價值的著作，托勒密、狄奧弗拉斯圖斯以及希臘教會許多神父的作品。

教皇的行為得到一個佛羅倫薩商人的推動和傚法，他在沒有軍隊和頭銜的狀況下統治這個共和國，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是一個王侯世系的始祖，他們的名字和時代幾乎成了文藝復興的同義語(1428—1492 A.D.)。科斯摩的信譽使他獲得高貴的名聲，財富用來為全人類造福。他同時與開羅和倫敦保持通信聯繫，印度的香料和希臘的書籍經常裝載在同一艘貨船中輸入國內。他的孫子羅倫佐有天賦的才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不僅成為文藝界的贊助人，也是他們的裁判官和受到一致擁護的候選人。在他的宮殿裡，遭遇不幸的人就會蒙受救助，才華卓越的人必然獲得重賞。他帶著愉悅的心情把空閒的時間用在柏拉圖學院，鼓勵德米特裡烏斯·卡爾科科戴勒斯和安吉羅·波利提安的競爭，工作積極的使者雅努斯·拉斯卡裡斯從東方返國，帶回200部珍貴的手稿，其中有80部是第一次出現在歐洲的圖書館裡。意大利其他地區也都受到這種精神的鼓舞，整個民族的進步在回報君王的開明作風。拉丁人擁有自己的文學藝術，成為別人無法染指的財富，這些希臘人的門徒很快能夠接受和改進他們所學的課程。外國老師陸續來到的時期很短，移民的浪潮慢慢平息下來。

君士坦丁堡的語言卻傳過阿爾卑斯山，那些法蘭西、日耳曼和英格蘭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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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在佛羅倫薩和羅馬的學校所點燃的聖火攜回自己的國土，思想也如同土壤一樣會產生成果，靠著勤勞和技術一定會勝過自然的稟賦。在伊利蘇斯河畔被遺忘的希臘作家，他們的大名在易北河和泰晤士河畔如雷貫耳。貝薩裡翁或加薩可能會對蠻族極其卓越的學術成就羨慕不已，諸如布多烏斯的準確、伊拉斯謨的風格、斯蒂芬斯的多產、斯卡裡傑的博學、雷斯克或本特利的精明。從拉丁人這邊來說，印刷術的發明獲得的好處不過是隨手而得，阿爾杜斯以及不計其數的後人運用功效奇佳的技術，可以保存和複製古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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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希臘運進一本原稿可以印成1萬本書，每本書都比原稿更為清晰精美，在這種狀況下，即使是荷馬和柏拉圖本人閱讀自己的作品都會感到更為滿意，他們的評注者會將這份功勞歸於西方的編輯。

在古典文學復興之前，歐洲的蠻族處於蒙昧無知的狀況，刺耳的腔調顯示出舉止的粗野和生活的貧困。習得羅馬和希臘更為完美的語言，可以使學生進入光明和科學的新世界，也可以進入古代民族自由和文雅的社會，可以與不朽的偉人親切地交談，他們都使用雄辯和理性的崇高語言。這種交流對於現代人來說，可以精進他的品位，提升他的智慧。然而，從最早的經驗所得到的認知可以看到，對古人的研究只是給人類的心靈套上枷鎖而非增添翅膀。不論多麼值得讚許，模仿的精神終究充滿奴性，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第一批門徒，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和國土，始終是一群外來的陌生人。探索遙遠的古老時代所付出的細緻和辛勤的努力，會對當前的社會狀況產生改進和美化的作用：文藝批評家和形而上學理論家都是亞里士多德的奴才；詩人、歷史學家和演說家都以重複奧古斯都時代的思想和言論為榮；要用普林尼和狄奧弗拉斯圖斯的觀點來看待描述大自然的著作；有些多神教的信徒在暗中崇拜荷馬和柏拉圖筆下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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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古代伸出援手的人士，無論在實力還是數量上都給意大利人帶來壓迫，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亡故以後的那個世紀，出現成群結隊的倣傚者，他們的作品無人問津，但是在那個知識爆發的時代，很難找到一項真正的科學發現或發明、一本極具創見或充滿雄辯的著作，是用這片國土的群眾語言來表達的。但是只要大地受到上天雨露的滋潤，立時就會充滿活潑的生機，現代語言變得更為高雅精純，雅典和羅馬的古典文化激起純正的風格和全面的競爭。意大利如同後來的法蘭西和英格蘭，詩歌和小說所掌握的天下續以思辨哲學和實驗科學如日中天的光輝。天才人物會在成熟的季節之前來臨，但是一個民族所接受的教導，和個人的教育並沒有多大差別，在擴展理解力和想像力之前必須盡量運用記憶力，藝術家沒有學會模仿前輩的作品，休想達到或超越他們的水平。


 第六十七章 希臘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穆拉德二世的治術和風格 匈牙利國王拉底斯勞斯的十字軍運動 戰敗被殺 斯坎德貝格 東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羅古斯(1421—1467 A.D.)


 一、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現況比較和宗教分裂(1440—1448 A.D.)

有位希臘人是意大利學院之父，用高雅的言辭比較並讚譽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的優點。
[153]

 伊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看到古老的首都，那是祖先的政治中樞，僅就這一點已經超越他最樂觀的期盼，使他不再責備古代詭辯家的高調：羅馬不是人類而是神明的居所。那些神明和人類早已消失無蹤，但是在愛好自由的狂熱人士眼裡，莊嚴的廢墟恢復昔日繁榮的景象。執政官和愷撒以及殉教者和使徒的紀念物，從各方面都能滿足這位哲學家和基督徒的好奇心。他認為不論在哪個時代，羅馬的武力和宗教統治整個世界都是天命所歸。就在克裡索洛拉斯對徐娘半老的母親高聲讚美時，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兒，是皇帝所建立的殖民地。拜占庭的愛國志士帶著狂熱和真誠詳述君士坦丁的城市，靠著地勢的險要、藝術的喜愛和短暫的光榮將之裝扮得花團錦簇。然而這完美的模仿仍舊要歸功於原件的優異(這是他很謙虛的說法)，父母對於子女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一定會感到高興。演說家說道：

君士坦丁堡是位於歐洲和亞洲以及愛琴海和黑海之間的通衢要點，在它的居中接應之下，兩個海洋和兩個大陸才能車駕相接舳艫相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門戶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隨時打開或關閉。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陸圍繞，安全的防護和港區的寬闊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談到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和城門，雄偉和壯麗只有巴比倫可與一較高下，人們興建了很多堅實而高聳的塔樓，第二道城牆構成內圍的防護工事，就一個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強守備的力量，彰顯顯赫的地位。一條寬廣而湍急的溪流將水導入護城壕，人工的島嶼就像雅典
[154]

 (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環海是可以繞航的城市，要是拿來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虛。雅典的位置離大海有5英里，也沒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邊流過)一樣，被陸地和水面護衛。

克裡索洛拉斯提到，新羅馬的完美模式是基於堅強的防務和自然的形勢這兩個原因。身為皇帝的奠基者統治地球上最傑出的民族，為了達成建城的規劃，結合羅馬人的權勢與希臘人的藝術和科學。其他的城市是在時間和事故的考驗下方臻於成熟之境，美麗的市容混雜著混亂和隱憂，居民不願離開出生之地，也沒有能力改革祖先的錯誤，根本的問題是地理位置和風土氣候。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自由觀念之所以能夠形成和貫徹，完全在於一個偉大的人物，首位君王的臣民和繼承人憑著服從的熱誠，使得最早的建城模式獲得改善。鄰近的島嶼蘊藏著供應不絕的大理石，從歐洲和亞洲遙遠的海岸運來建築材料，各種公私建築物像是皇宮、教堂、供水渠道、貯水池、柱廊、圓柱、浴場和橢圓形競技場，無不在顯示東部都城的偉大形象，並且沿著歐洲和亞洲的海岸耗用過多的財富，整個拜占庭地區一直到黑海和赫勒斯滂海峽，在長長的邊牆之內都是人口稠密的郊區和繁花不絕的林園。在這樣誇張的描述之下，過去和現在的景況、興旺和沒落的時代，全都被有心人故意混淆在一起，但是演說家還是不禁要發出一聲歎息或一陣自我辯白，這個悲慘的國家成為自作孽的亡靈和墳墓。

基督徒的宗教狂熱和蠻族的暴力行為摧毀了古代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富麗堂皇的建築物遭到破壞被夷為平地，帕洛斯(努米底亞)的大理石被燒成石灰，或是使用在糟蹋高貴材料的地方。我們可以通過很多雕像空空如也的基座知道其位置所在，很多石柱是否存在則要靠著破碎柱頭的大小來確定，皇帝的墳墓分散在地面，時間的侵蝕力量為暴風雨和地震所加速。根據民間的傳說，在不留一物的空間裝點著神話中飾金包銀的紀念物，這些令人感到驚異的事物，鮮明地存在於記憶和信念之中。無論如何，他還是能夠分辨出斑岩石柱、查士丁尼的紀念柱和碩大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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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聖索菲亞大教堂，特別是它那高聳的圓頂。在沒有其他的對象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後，不必描述它的優點可能是最好的結局。但是他已經忘記，在一個世紀之前，雕像和教堂搖搖欲墜，在安德羅尼庫斯二世及時維護之下獲得拯救和保固，皇帝用兩個新的扶壁或堆垛來增加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支撐強度；後來又過了30年，圓頂的東半部突然倒塌，聖像、祭壇和聖所被落下的牆面壓得粉碎。巨大的災害後，建築很快得到修復倒是事實，人們不分階級和年齡全力以赴清理破碎的磚瓦和垃圾。希臘人對於東部最堂皇和古老的神殿，奉獻他們剩下的極為可憐的財富和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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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面臨滅亡的城市(帝國)最後的希望，在於母親和女兒要能和睦相處：羅馬要發揮母愛的親情，君士坦丁堡要克盡孝道地順從。希臘人和拉丁人在佛羅倫薩宗教會議相互擁抱、完成簽署和提出承諾，但是這種友誼的前提是奸詐的計謀，不可能發生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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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基礎架構的聯合如同一場消失的春夢。
[158]

 皇帝和高級教士乘坐威尼斯戰船返國，當他們停靠在摩裡亞、科孚和萊斯沃斯這些島嶼時，拉丁的臣民發出怨言，說虛假的聯合成為壓迫的工具。他們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陸，激烈和不滿的耳語就排山倒海而來，這不是情緒昂揚的歡迎，而是不假辭色的痛擊。在他們離國兩年期間，首都失去行政和教會的統治者，無政府狀況激起盲從的宗教狂熱，暴怒的僧侶控制著婦女和偏執者的心靈，順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則，是對拉丁人有關事物保持深痛惡絕的態度。皇帝去國赴意大利之前，用討好的言辭對城市提出保證，可以獲得立即的救助和強大的援軍；教士對於正統教義和學識才能充滿信心，對於自己和他們的教民提出承諾，會輕易戰勝西部盲目的牧人。

希臘人為雙重的失望所激怒，簽署條文的高級教士的良知被喚醒，受到誘惑的時刻已經成為過眼雲煙，比起他們想要獲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眾的憤怒更為他們所畏懼。他們並沒有為言行的正當性提出辯護，反而傷感自己的軟弱，承認自己的過失，乞求上帝和他們的同胞大發慈悲給予原諒。面對譴責的質問，意大利的宗教會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真能產生什麼作用嗎？他們的回答是歎息和眼淚：「啊!上帝!我們已經制定新的信條，我們已經用虔誠來交換不敬，我們已經背叛純潔無瑕的祭祀，我們都會變成阿茲邁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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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上帝!我們受到的誘惑是來自災難、欺騙以及對短暫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懼。砍斷簽署聯合決議的手，連根割去宣讀拉丁信條的舌頭!」瑣碎繁雜的儀式和難以理解的教義更加重了他們對宗教的狂熱，成為悔改最有效的證明，從各方面來說都要與西方絕對分離，連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著道義之心堅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等到教長約瑟逝世以後，赫拉克利亞和特拉布宗的總主教鼓起勇氣拒絕空下的職位，紅衣主教貝薩裡翁情願在梵蒂岡獲得溫暖而又舒適的庇護。皇帝和教士的選擇都是庫濟庫斯的梅特羅法尼斯，他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授聖職儀式，但是參加典禮的人員寥寥無幾，連執十字架的護衛者都放棄了他們的職責。這種狀況就像傳染病一樣從城市蔓延到鄉村，梅特羅法尼斯發出教會的雷霆之聲，對一個分裂論盛行的民族絲毫不能發揮效用。希臘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馬可，把他看成護衛國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獲得的回報是讚美和稱譽的頌辭。馬可的典範和著作散佈宗教爭論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離開塵世，然而馬可的福音書並非寬恕的法律，他在臨終時提出要求，不得有羅馬的追隨者參加他的葬禮或為他的靈魂祈禱。

分裂主義者不限於拜占庭帝國狹窄的領域，在馬穆魯克權杖的保護之下，亞歷山大裡亞、安條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長召集人數眾多的宗教會議，否認參加費拉拉和佛羅倫薩大公會議的代表，譴責拉丁人的信條和會議，以聯合抵制東部教會來威脅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臘宗教團體的信徒當中，俄羅斯人最為強勢、無知和迷信。他們的大主教也就是紅衣主教伊希多爾，匆忙從佛羅倫薩趕回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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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獨立的民族降格置於羅馬的束縛和控制之下。但是這些俄羅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贊同教士的神學理論。他們對教皇特使的頭銜、排場和拉丁十字架大為反感，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鬍鬚，在舉行神聖的禮拜儀式時還戴著手套和指環。伊希多爾在宗教會議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監禁在修道院，紅衣主教從一個凶狠和狂熱民族的手裡逃脫，可說是極端困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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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傳教士渴望越過塔內斯河使異教徒皈依
[162]

 ，俄羅斯人拒絕讓他們通過國境。根據教規，這種否決是正當的行為，偶像崇拜的罪行沒有像宗教分裂那樣可惡。波希米亞人憎恨教皇，所以過錯可以被原諒，一個由希臘教士組成的代表團要與這些樂觀的狂熱分子建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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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尤金尼烏斯四世對希臘人的聯合決議和正教信仰感到揚揚得意時，支持他的黨派只限於君士坦丁堡的城牆甚或皇宮之內。帕拉羅古斯的宗教熱誠完全基於利害關係，受到反對以後很快冷卻下來。企圖背離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會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誠的叛徒高舉起義的旗幟，並不缺乏國外和國內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裡烏斯為了宗教的事業準備動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懼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態度。土耳其蘇丹穆拉德看到希臘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誼，表現出不悅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覺。


 二、穆拉德二世的統治特色以及性格作風(1421—1451 A.D.)

蘇丹穆拉德(或稱阿穆拉)享年49歲，在位時間長達三十年六個月零八天。他是一位公正而又英勇的君王，為人勤勞、博學、仁慈、虔誠、寬厚，具有高尚的人品和偉大的精神，個人好學不倦，不遺餘力推動藝術和科學的發展，是勤政愛民的皇帝，也是建立豐功偉業的將領。古往今來沒有人比穆拉德獲得更偉大的勝利，只有貝爾格勒這個城市能夠抗拒他的攻擊。在他的統治之下，士兵保持常勝的令名，市民不僅富裕而且安全。要是他征服任何一個國家，最關心的事項是要興建清真寺、客棧、醫院和學校。他每年將1000個金幣送給先知的子孫，並且拿出2500個金幣分配給麥加、麥地那和耶路撒冷的宗教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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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奧斯曼帝國一位歷史學家對穆拉德非常詳盡的描述，但是就一個奴性和迷信的民族而言，他們將熱烈的掌聲浪費在最惡劣的暴君身上。蘇丹的德行對他自己來說是最大的罪惡，所有的臣民全都同意這種觀點。一個民族要是不明白自由和法律具有同等的利益，就會被專制權力的閃光所嚇倒，藩王的殘酷會假借公正的名義，把他的揮霍當作慷慨，剛愎看成堅毅。要是最有道理的辯詞都遭到否決，那麼除了奉命從事幾乎再沒有自主的行為了。罪犯難免要膽戰心驚，就是清白無辜的人有時也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要想將民眾的安寧和部隊的紀律維持在最佳的狀況，就必須在戰場上不斷採取作戰行動。新軍最擅長的本領就是戰爭，凡是經歷戰陣危險能夠倖存的人員，可以分享掠奪到的戰利品，讚譽統治者極其慷慨的野心。忠誠的伊斯蘭信徒首要的責任是要傳播堅持正道的宗教，不信者非但是穆斯林也是先知的敵人，土耳其人手裡的彎刀是讓不信者皈依唯一的工具。

不過，在極其嚴苛的環境之下，穆拉德的公正和節制從他的行為中可以獲得證實，就是基督徒也都承認的確如此，他們認為長治久安和壽終正寢是他莫大功德應得的報酬。他正值活力充沛的盛年，統率著強大的軍事武力，如果不是事先受到激怒自認行為正當，很少從事戰爭的行動。歸順請降會使勝利的蘇丹解除軍隊的武裝，如果遵守條約的規定，他的承諾不容違犯而且被視為神聖。匈牙利通常都是發起攻擊的侵略者，斯坎德貝格的背叛使他怒氣衝天，奧斯曼國君兩次擊敗不義的卡拉馬尼亞人後都加以赦免。在他入侵摩裡亞之前，底比斯被藩王用奇襲的方式奪取。在征服帖撒洛尼卡的過程中，巴耶塞特的孫兒與威尼斯為最近的購買方式發生爭執。第一次圍攻君士坦丁堡以後，蘇丹沒有受到帕拉羅古斯的災難、離國或傷害的引誘，不曾趁火打劫來絕滅拜占庭帝國最後一線希望。

論及穆拉德的生平和性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點是兩次遜位下台，自動放棄土耳其帝國的寶座，要不是動機摻雜迷信行為的作祟，我們就會讚許這位皇家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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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歲的盛年就看透人類的偉大有如鏡花水月，把權杖交給自己的兒子，隱退到馬格尼西亞賞心悅目的行宮，生活在聖徒和隱士的社會之中。一直到伊斯蘭教紀元4世紀，穆罕默德的宗教才被一種制度所敗壞，所謂的苦行僧完全違背先知的精神和意念。但是到了十字軍東征的時代，很多人開始拿基督教聖職人員甚至拉丁人的僧侶作為榜樣，托缽僧的各種等級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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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民族的主子屈從於齋戒和祈禱，與宗教狂熱分子一起進行無窮盡的旋轉動作，他們誤以為暈眩的頭腦可以產生清明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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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的入侵很快使穆拉德從宗教狂熱的迷夢中清醒過來，聽命的兒子最早向他力陳國家的危險和人民的意願。久經戰陣的領袖高舉大纛，新軍在他的指揮下從事戰鬥和進行征服。等到他從瓦爾納的戰場班師回朝，重新開始祈禱和齋戒，與馬格尼西亞的教友一起不斷旋轉。國家面臨危險的局勢，再度中斷這些虔誠的功課。勝利的軍隊藐視缺乏經驗的年輕統治者，哈德良堡整座城市都陷入搶劫和殺戮中，意見一致的國務會議懇求他出面安撫騷動的情勢和制止新軍的叛亂。部隊聽到主子熟悉的聲音，全都戰慄不已願意聽命從事，非常勉強的蘇丹被迫要過講究禮儀的奴役生活，4年以後被死神召喚才獲得解脫。年老、病痛、不幸和任性，使得有些君王情願禪位，等到他們過於空閒不甘寂寞，只有為無法挽回的行為感到懊悔。只有穆拉德有充分的選擇自由，在經過帝國權力和孤獨的考驗之後，還是寧願過無拘無束的私人生活。


 三、尤金尼烏斯和拉底斯勞斯聯合對抗土耳其人(1443 A.D.)

尤金尼烏斯四世在他的希臘教友離開以後，對於塵世的利益還是非常關注。土耳其人的前進會很快侵入意大利的邊界，使他感到憂心忡忡，更加關心希臘帝國的狀況。十字軍的精神已經完全消失，法蘭克人的冷漠要是與以往那種奮不顧身的激情相比，其間的變化也不是毫無道理可言。11世紀時，一名狂熱的僧侶敦促歐洲人前往亞洲光復聖墓，但是到了15世紀，宗教和策略更為急切的動機，還是無法讓拉丁人聯合起來保護基督教世界。日耳曼是無限供應人員和武器的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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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複雜而又怠惰的政治體，需要強勢人物的推動和驅策，腓特烈三世就個人的性格和皇家的地位而論同樣無能為力。法蘭西和英格蘭的長期戰爭已經耗盡了雙方的實力，但還是沒有化解彼此的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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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艮第公爵菲利普是一位愛慕虛榮的諸侯，只要本身免於戰陣的危險，並不需要支付費用，他就十分樂於讓他的臣民從事虔誠的冒險行動。

他們組成一支英勇的艦隊，從法蘭德斯海岸航向赫勒斯滂海峽。瀕海的威尼斯和熱那亞這兩個共和國，離開作戰的地區並沒有那樣的遙遠，他們之間充滿敵意的艦隊在聖彼得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匈牙利和波蘭王國在拉丁教會的勢力範圍之內，雖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安全的掩護，卻一直對土耳其人的進展非常關切，抱著激烈的抗拒態度。軍隊是西徐亞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世襲產業，這些民族彼此競爭，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況，他們的刀劍被任性地使用於血腥的內部爭端之中，現在可能會指向共同的敵人。然而他們養成的風氣不利於協調合作與服從命令：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和財力有限的君王無法維持一支常備部隊。波蘭和匈牙利的騎兵隊伍紀律鬆弛，欠缺高昂的士氣和合適的武器，不像過去曾給法蘭西的騎士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

然而，就聯合對抗土耳其人而言，激起羅馬教皇的謀略和他的特使紅衣主教朱利安的辯才：這得要靠著那個時代的特殊環境
[170]

 ；以及拉底斯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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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頭上戴著聯合的兩頂皇冠，他是一位年輕而又野心勃勃的戰士；還有一位驍勇善戰的英雄約翰·哈尼阿德斯，在基督徒中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是土耳其人的剋星。教皇的特使有一個用之不竭的寶庫，那就是可以任意揮霍的教會的赦免和恩典。法蘭西和日耳曼很多私人豢養的武士接受徵召，投身到神聖的旗幟下，十字軍從歐洲和亞洲新的盟友那兒獲得實力和名聲。一位流亡的塞爾維亞藩王誇大多瑙河對岸基督徒的災難和熱情，說是會同心協力揭竿而起，來維護他們的宗教和自由。希臘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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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他父親身上所沒有的銳氣，提出保證要防守博斯普魯斯海峽，會親自率領本國軍隊和傭兵部隊從君士坦丁堡出擊。卡拉馬尼亞的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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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穆拉德的撤退，以及在安納托利亞腹地發起牽制攻勢行動，要是西方的艦隊能在同一時刻佔領赫勒斯滂海峽，就會造成奧斯曼君主國的分離和毀滅。無論天上人間，對於邪惡異教徒的永墜地獄都必定興高采烈，教皇的特使用審慎的態度和曖昧的言辭灌輸他的見解：這完全要靠聖子和聖母給予暗中或公開的幫助。

宗教戰爭在波蘭和匈牙利的議會裡成為一致的呼聲，等到渡過多瑙河以後，拉底斯勞斯率領一支由聯邦的臣民所組成的軍隊，抵達保加利亞王國的首都索非亞。他們在這次遠征中獲得兩次引人注目的勝利，應該歸功於哈尼阿德斯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揮。第一次的勝利是他率領1萬人馬的前衛奇襲土耳其人的營地，第二次是他擊敗並俘虜對方戰功彪炳的將領，即使這位將領具有地形和兵力的雙重優勢。冬季即將來臨，加上海姆斯山天然和人工的阻礙，妨礙到英雄人物的未來進展。他打算在6天的短暫時間內，從山麓向著哈德良堡充滿敵意的塔樓進軍，接著指向希臘帝國友善的都城。敵軍的退卻沒有受到干擾，進入比尤達立即成為軍事和宗教的偉大成就，國王和武士徒步跟隨著一支由神職人員組成的遊行隊伍。他盡量保持兩個民族功績和酬勞的平衡，征服的驕傲混合著基督教謙卑的習性。土耳其的13名高階將領、9面軍旗和4000名俘虜，毫無疑問全部成為戰利品。數以萬計的土耳其人遺屍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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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全都相信也沒有人質疑，十字軍人員帶著毫不羞愧的自信添油加醋。勝利最確鑿的證據和最有利的結果，是土耳其的國務會議派出一個求和的代表團，願意歸還塞爾維亞、贖回戰俘和從匈牙利的邊區撤離，這份條約可以使戰爭達成合理的目標。國王、藩王和哈尼阿德斯本人在塞吉丁的議會當中，對於公眾和私人所獲得的報酬都感到滿意；簽訂10年的停戰協定；耶穌和穆罕默德的追隨者都對著《福音書》和《古蘭經》宣誓，證明大家把神的旨意當成真理的護衛者和背信的報復者。土耳其的代表就《福音書》的立場，建議要以聖餐的儀式代替，使能真實呈現正統信仰的神性；基督徒拒絕褻瀆他們神聖的教義，誓言包含的精神能量比起外在的可見象徵，對於一個迷信的良知更難達成有力的制約。


 四、基督徒違反和平條約以及瓦爾納會戰的成敗(1444 A.D.)

整個事件處理期間，身為紅衣主教的特使保持著充滿慍怒的沉默。他對於國王和人民同意這種方式，雖然不贊同但也缺乏反對的能力。等到卡拉馬尼亞人入侵安納托利亞以及希臘皇帝佔領色雷斯，這些令人喜聞樂見的消息可以穩固朱利安的立場，議會也因而解散。還有就是熱那亞、威尼斯和勃艮第的艦隊已經成為赫勒斯滂海峽的主人。盟友接到拉底斯勞斯大獲全勝的消息，但是還不知道他簽訂的條約內容，非常著急地等待軍隊的班師還朝。紅衣主教大聲驚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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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這些處理方式，不是在拋棄大家的期望和你自己的機運嗎？你對自己所負的職責、你的上帝和你的教友曾經立誓要信守忠誠，所以最優先的義務是要取消對基督的敵人倉促和褻瀆的誓言。神在世間的代理人就是羅馬教皇，沒有他的批准你既不能承諾也不可執行這些條約。我用他的名義赦免你的偽證罪，讓你使用的武器具備神聖的性質，追隨我的腳步走上光榮和救贖的道路。如果你仍舊有所顧慮，可以把懲罰和罪孽轉移到我的頭上。

朱利安有崇高的人格，竟然支持這種帶來災難的狡辯，深得民心的議會朝令夕改輕浮易變，他同樣予以支持。他們決定在同一個地點發起戰爭，直到最近才恢復和平。履行條約時基督徒襲擊土耳其人，他們的理由是這些人是不信神的異教徒。拉底斯勞斯的承諾和宣誓成為騙人的謊言，受到那個時代宗教的緩頰，只要他的軍隊獲得勝利，就能解救東部的教會，這是最完美的辯白，或者說能為大眾所接受的借口。但是同樣是這份條約損害了他的名譽，削弱了他的實力。和平的宣告使法蘭西和日耳曼的志願軍帶著不滿的喃喃之聲憤而離開，路途遙遠的戰事使波蘭人筋疲力竭，可能是厭惡外國人指揮的緣故，他們的內衛軍首先獲得許可，撤回行省和城堡。甚至就是匈牙利人也因黨派傾軋而四分五裂，舉棋不定的態度使他們的行動受到限制，說來這倒是值得讚許的事。十字軍的殘餘人員發起第二次的遠征行動，兵力減少到不足2萬人。

一位瓦拉幾亞酋長率領他的家臣加入皇家的陣營，提到他們的人數沒有超過陪伴蘇丹出獵的隨從隊伍的人數。兩匹腳程神速的駿馬被當作禮物，提醒拉底斯勞斯對即將發生的大事要有先見之明。塞爾維亞的藩王在光復國土和歸還他的子女以後，對方引誘他，承諾可以給予他新的領土。缺乏經驗的國王、宗教狂熱的特使以及好戰無禮的哈尼阿德斯，都存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刀劍和十字架無堅不摧的威力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礙。等到渡過多瑙河以後，兩條道路可以到達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峽：較近的一條道路直接越過海姆斯山，地形崎嶇難以通行；另外一條路程較遠但比較安全，經過地勢平坦的國度，沿著黑海海岸前進。他們在行軍時，按照西徐亞人的作戰方式，經常把大車當作移動的工事使側翼獲得掩護。運用後面這條道路是很明智的選擇，正統教會的信徒行軍通過保加利亞平原，帶有惡意的殘酷行為，把基督徒土著的村莊和教堂焚燒一空。他們最後一站是靠近海邊的瓦爾納，拉底斯勞斯在此地戰敗陣亡留下不朽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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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決定國家命運的地點，沒有發現一支盟邦的艦隊可以支持他們的作戰行動，反而獲得穆拉德即將接近的警報。穆拉德從馬格尼西亞的退隱之地出發，把亞洲的軍隊運過來防衛歐洲。按照一些作者的說法，希臘皇帝出於畏懼或受到誘惑，同意他們使用博斯普魯斯海峽這個通道。貪污腐敗這個難以洗刷的羞辱要加在熱那亞人身上，還有教皇的侄兒身為正統教徒的水師提督，默許他的傭兵部隊放棄防守赫勒斯滂海峽的任務。蘇丹率領6萬人馬離開哈德良堡，用急行軍向前挺進。等到紅衣主教和哈尼阿德斯可以就近觀察土耳其人的兵力和隊列時，熱心的武士建議撤退，然而這種處置方式非但緩慢而且不切實際。只有國王下定決心，不是征服就是死亡，他原本可以獲得光榮和輝煌的勝利。

兩位君主位於陣線中間相對的位置，安納托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將領稱為貝格勒貝格，他們指揮右翼和左翼的部隊，對抗藩王和哈尼阿德斯位於當面的師級單位。土耳其軍的兩翼在第一波的攻擊中被敵軍突破，但獲得的優勢結果反而帶來致命的危險，行動魯莽的勝利者一時激動發起追擊，沒有給敵人造成困擾反而遠離友軍的支援。當穆拉德看到自己的騎兵部隊敗逃，對自己和整個帝國的命運感到萬念俱灰。一名久經戰陣的新軍弟兄抓住他坐騎的韁繩，他後來很寬宏大量地赦免並獎勵了這名士兵，竟然看出君王處於恐慌之中，還敢阻止他臨陣脫逃。一份條約的抄本被當作基督徒不守信義的證據，在戰線的最前列公開展示出來。據說蘇丹在大禍臨頭時，高舉雙手兩眼向著上天，懇請真主給予保護。他向先知耶穌提出訴求，對那些用不敬的言辭嘲笑他的名字和宗教的人，應該施加報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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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國王充滿勝利的自信，帶著劣勢的兵力和混亂的隊伍向前猛攻，直到他的進軍被無法擊破的新軍方陣阻止。要是我們相信奧斯曼編年史的記載，他的坐騎被穆拉德投出的標槍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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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跌落在步兵的長矛陣中。一名土耳其士兵大聲宣佈：「匈牙利人，看吧!你們國王的頭顱!」拉底斯勞斯的陣亡是戰敗的信號。哈尼阿德斯從冒進中醒轉過來，後悔所犯的錯誤和部隊的損失，竭盡全力要拯救皇家的主力，直到他被勝利的烏合之眾所壓倒，造成全線的徹底潰敗。他的勇氣和指揮發揮最後的效果，救出瓦拉幾亞騎兵隊的殘部。瓦爾納會戰(公元1444年11月10日)這場慘敗有1萬名基督徒被殺，土耳其人的傷亡更多，就整個實力來說所佔比例不算太大。然而這位富於理性的蘇丹，用神色自若的態度承認戰爭的勝利有運氣的成分，他說如果類似的勝利重演，代價可能是他的死亡。他下令在拉底斯勞斯落馬的地點豎立一根紀念石柱，高雅的銘文沒有提到他魯莽的行動，只是記下匈牙利年輕國君的英勇事跡，悲悼他不幸的遭遇。


 五、十字軍運動的英雄人物朱利安和哈尼阿德斯(1444—1456 A.D.)

在我從瓦爾納戰場移開目光之前，被紅衣主教朱利安和約翰·哈尼阿德斯這兩位主角的性格和事跡所吸引。朱利安·愷撒裡尼出身於羅馬的貴族世家，他吸取拉丁文和希臘文的知識，精通神學和法律的素養，多才多藝的稟賦同樣適合於學院、軍營和宮廷。他剛被授予羅馬的紫袍就被派往日耳曼，加強帝國的武備對付波希米亞的叛徒和異端。宗教迫害的精神使他不配當博愛的基督徒；軍人的職業不適合他的教士身份。但是前者受到那個時代的原諒，後者因朱利安的勇氣而變得更為高貴，日耳曼的主人可恥地逃走時，只有他大無畏地挺身而出。他身為教皇的特使，召開巴西爾的宗教會議，但是這位主席似乎很快成為最熱心的勇士，要爭取教會的自由，憑著他的能力和幹勁，領導了長達7年的反對運動，採用最激烈的手段抗拒尤金尼烏斯的權威和地位之後，出於利益或良心等隱秘的動機，他突然拋棄深得民心的黨派。紅衣主教從巴西爾退往費拉拉，涉入希臘人和拉丁人的爭論，他的辯證充滿技巧而且神學的修養博大精深，這兩個民族都對他表示欽佩之意。我們看到他在擔任匈牙利使節時，詭異的論點和動聽的辯才造成有害的後果，朱利安自己成為最早的犧牲品。紅衣主教履行教士和士兵的職責，在瓦爾納戰敗喪失性命。過世的情節有不同的記載，黃金成為沉重的累贅妨害到他的逃走，引起一些基督教流亡人員的貪念而採取殘酷的手段，這是比較可信的說法。

約翰·哈尼阿德斯的家世寒微，或許會令人感到可疑，他完全憑著自己的長處擢升到指揮匈牙利軍隊的職位。他的父親是瓦拉幾亞人，而母親是希臘人，她的族人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是姓名我們還不清楚。從他的出生地獲得瓦拉幾亞人的身份和科維努斯這個姓氏，可能形成證據薄弱的借口，說是他的血統淵源於古老羅馬的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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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年輕的時候參加意大利的戰爭，後來與12名騎兵一起被薩格勒布主教僱用。「白武士」
[180]

 的英勇之名很快傳播開來，與有錢的貴族家庭聯姻更增加了他的財富。他防守匈牙利的邊區對抗土耳其人，在同一年內贏得3次會戰的勝利。他發揮影響力使波蘭的拉底斯勞斯獲得匈牙利的王冠，擁立的功勞所得到的報酬是「外斯拉夫尼亞領主」這個頭銜和職位。朱利安的十字軍旗開得勝，使他獲得兩頂土耳其的桂冠，瓦爾納之役給公眾帶來災難的致命錯誤已被人遺忘。當奧地利的拉底斯勞斯這位名義上的國王尚未即位和成年時，哈尼阿德斯被推舉為最高首領和匈牙利總督，對他的嫉妒在開始就因恐懼而保持靜默，從他12年的統治可以看出他如同精於戰爭一樣熟悉政事。然而處於巔峰狀況的將領不會在戰役中描述他的治國理念，「白武士」的戰鬥是用雙手而並非頭腦，這位酋長率領散漫的蠻族，發起進攻時毫無畏懼之心，落荒而逃時也不會羞愧難安。他的軍旅生涯混合著傳奇的事跡，交替出現勝利和敗北。土耳其人拿他的名字來嚇唬不聽話的小孩，以訛傳訛稱他為揚庫斯·萊因或「惡漢」，這種痛恨的情緒也可以證明土耳其人對他的敬畏態度。

王國在他的守備之下，土耳其的軍隊無法接近。正當敵人極為高興地認定這位首領和他的國家遭到無可挽回的損失時，他的行為反而更加令人感受到他的膽大包天和驍勇善戰。他並沒有將自己局限於防禦作戰，瓦爾納的敗北後過了4年，他再度攻進保加利亞的腹地。土耳其軍隊挾著四倍兵力的優勢，他在科索沃平原抗拒全力的衝擊，直到第三天才敗退。哈尼阿德斯單獨穿過瓦拉幾亞的森林逃走，這位英雄受到兩個強盜的襲擊，就在他們為他頸脖掛著的金鏈發生爭執時，他找到失落的長劍將一個強盜殺死，另一個嚇得飛奔而逃。他的軍隊有很多人被俘或陣亡，為國家帶來新的危險局勢之後，他的安然無恙使苦難的王國獲得一絲慰藉。但是他這一生最後和最光榮的軍事行動，就是防守貝爾格勒對抗穆罕默德二世的御駕親征。經過40天的圍攻以後，土耳其人已經進入市鎮，結果還是被迫撤軍(公元1456年7月22日)，興高采烈的民族讚譽哈尼阿德斯是基督教的國之干城，貝爾格勒是異教徒難以逾越的天塹。
[181]

 這次偉大的拯救行動後，只過了一個月，護衛的勇士就離開了人世(公元1456年9月4日)，奧斯曼的君主用莊嚴的墓誌銘表示自己的遺憾之情，對於這唯一擊敗他軍隊的對手，再也沒有雪恥復仇的希望。感恩的匈牙利人在寶座空懸的初期，推選18歲的年輕人馬提亞·科維努斯加冕接位，他的統治開創了繁榮的局面和悠久的世代，他渴望獲得征服者和聖徒的光榮，但是他最大的功績是倡導學術不遺餘力。他的兒子從意大利邀請拉丁的演說家和歷史學家，他們用雄辯的口才讚譽父王，使之光芒萬丈，流芳百世。


 六、阿爾巴尼亞君王斯坎德貝格的家世、教育和反叛(1404—1467 A.D.)

在英雄的名單上，約翰·哈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貝格通常並列其中
[182]

 ：他們牽制奧斯曼的大軍，延遲了希臘帝國的滅亡，所以特別值得我們注意。斯坎德貝格的父親約翰·卡斯特裡奧特
[183]

 是伊庇魯斯的世襲君主，面積狹小的領地位於山區和亞得裡亞海之間，沒有能力與蘇丹的權勢對抗，只有降服在納貢稱臣的嚴苛條件之下，交出4個兒子作為宣誓效忠的保證。身為基督徒的年輕人在留下割禮的疤痕以後，接受的教育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按照土耳其的政策加強武藝和戰術的訓練。3位年長的兄弟混在奴隸之中，據說他們被毒死，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實或加以駁斥。蘇丹對喬治·卡斯特裡奧特非常仁慈，充滿父愛，一般而言不應該懷疑到他身上。這第四個兒子在幼年時，就展現出軍人的體魄和精神。有一名韃靼人和兩名波斯人很驕傲地挑戰土耳其的宮廷，先後被他制服，使他獲得穆拉德的重用。斯坎德貝格這個名字來自土耳其的稱呼Iskender Beg，意為亞歷山大大人，這是他一生中光榮和奴役難以磨滅的記憶。他的父親原來擁有的公國已經縮小成為一個行省，但是這方面的損失獲得「桑吉克」的職位和頭銜的補償，可以指揮5000名騎兵，還有希望升到帝國最顯赫的階層。他在歐洲和亞洲的戰爭中恪盡職責獲得榮譽，我們可以對歷史學家有意的做作或輕信的態度加以訕笑，他們認為在每一次的衝突中他都對基督徒大發慈悲，同時用霹靂手段打擊那些身為穆斯林的敵人。

哈尼阿德斯的光榮事跡無可指責，他為保護宗教和國家挺身而戰；敵人稱讚這位愛國志士，他的對手被打上叛徒和背教者的烙印。在基督徒看來，由於斯坎德貝格父親所犯的錯誤，他的3位兄長死因可疑，自己受到罷黜以及國家被異族奴役，他的反叛是正當的行為。他以豪邁的熱誠，公開宣稱要確保祖先的信仰和獨立，雖然發表的時間稍嫌遲緩，大家還是推崇不已。他9歲起就在《古蘭經》的教義中接受熏陶，對於《福音書》完全沒有認識，士兵的宗教靠著權威和習慣來決定，很難想像在40歲
[184]

 的年齡還能讓新的啟示進入他的心靈。要是他在那個時候感覺到鎖鏈的束縛而盡力掙脫，那麼他的動機就不會被懷疑是出自利益或報復。長期的遺忘必定會削弱原始權利，這麼多年的服從和酬勞使蘇丹和臣民相互的關係更為牢固。要是斯坎德貝格長久以來心懷基督教的信仰和反叛的意圖，高尚的情操就會被指責為卑劣的欺騙，服務只是為了背信，承諾看來僅是偽誓，積極的加入只能造成數以千計不幸的同胞在塵世和精神方面的毀滅。當他在土耳其軍隊指揮前衛時，難道我們應該讚許他與哈尼阿德斯的秘密聯繫？要是擅離職守使恩主的敵人獲得勝利，難道我們應該原諒這種背棄自己陣營的行為？

在部隊吃敗仗的混亂狀況之中，斯坎德貝格的眼光緊盯在首席秘書雷斯·伊芬迪的身上，用匕首抵著他的胸膛，索取一份統治阿爾巴尼亞的敕令或詔書，事後謀殺無辜的書記和扈從，免得這件事很快被發現。斯坎德貝格將他的計劃透露給一些大膽的同伴，到了晚上，以急行軍從戰場逃到祖國的山區(公元1443年11月28日)，用皇家的命令打開克羅雅的城門。等他控制這個堡壘以後，喬治·卡斯特裡奧特馬上扯掉偽裝的面具，發誓拋棄先知和蘇丹，公開宣佈要為家庭和國家報仇雪恨，運用宗教和自由的名義激起一場全面的叛亂。阿爾巴尼亞人是一個好戰的民族，一致同意要與世襲的君主同生共死，奧斯曼的守備部隊可以自行選擇殉教或受洗。伊庇魯斯各個城邦舉行的會議中，斯坎德貝格受到推舉成為土耳其戰爭的將領，每個盟邦保證按照比例提供人員和金錢。這些各個盟邦提供的經費，加上世襲的產業和塞利納值錢的鹽礦，獲得每年的歲入是20萬達克特銀幣。這些款項並沒有被用於奢侈的享受，而是一絲不苟地全部撥作公用。他的態度平易近人，但是對紀律的要求非常嚴格，軍營禁止存有任何一種惡習。他以身作則使得他的領導能夠服眾，在他的指揮之下，阿爾巴尼亞人在戰場上所向無敵，無論是自己還是對手都承認這個事實。法蘭西和日耳曼那些勇敢的亡命之徒為他的名聲所吸引，願意留在他的麾下服務。他的正規民兵部隊共有8000騎兵和7000步卒，馬匹的體型矮小但是人員積極主動。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光來考量山區作戰的困難和可以運用的手段，在烽火台的火焰照耀之下，整個民族都配置在最堅固的據點，斯坎德貝格憑著實力不足的軍隊，抗拒奧斯曼帝國的強權達23年之久。

穆拉德二世和他那偉大的兒子一再被叛徒阻撓，帶著表面上的藐視和難忘的憎恨在他的後面窮追猛打。穆拉德率領6萬名騎兵和4萬名新軍進入阿爾巴尼亞，蹂躪這個門戶大開的國家，佔領沒有設防的市鎮，把教堂改為清真寺，對基督徒的青年施以割禮，處死成年而又頑固的俘虜。但是蘇丹的征服行動在攻克了斯菲提格勒這個不起眼的堡壘後便結束了，守備部隊的戰力強大無法征服，卻被微不足道的詭計和迷信心理所擊滅。
[185]

 克羅雅是卡斯特裡奧特的城堡和住所，穆拉德帶著羞辱和損失從城牆下面撤退。他在行軍、圍攻和退卻時，這個神出鬼沒、隱藏在暗處的敵手給他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失望使得蘇丹飽嘗痛苦，可能縮短了他在世的最後時間。
[186]

 穆罕默德二世在完成征服的過程中，始終有芒刺在背的感覺。他的部將獲得授權談判停戰協定，阿爾巴尼亞的君王深受讚譽，是維護國家獨立信念最堅定和能力最高強的勇士。有人基於騎士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熱忱，把斯坎德貝格與亞歷山大和皮洛斯
[187]

 相提並論，承認他們都擁有大無畏的精神。但是他的領土狹小而勢力薄弱，與古代的英雄相比相差甚遠，何況後者還戰勝了東部和羅馬的軍團。

提到斯坎德貝格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像是那些他對抗過的帕夏(土耳其人對權貴的尊稱)，那些被他擊潰的軍隊，以及被他親手殺死的3000名土耳其人，我們必須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擠出其中的水分。他的敵人是文盲，再加上處於伊庇魯斯落後而荒蕪的地區，這些有利條件使得偏袒他的傳記作家可以放心地使自己沉溺於對冒險故事的虛構中，但是意大利歷史著作散發出的光芒揭穿了杜撰的情節，有關他率領800名騎兵渡過亞得裡亞海去拯救那不勒斯國王的故事，違背了事實而大膽地虛構，把他的功績形容成一個神話故事。他們應該承認他到最後還是被奧斯曼的強權所制服，這對他的名聲並無絲毫不敬之意。他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在教皇庇護二世
[188]

 的教廷國得到庇護。斯坎德貝格的資源幾乎已經耗用殆盡，成為流亡的難民，逝世在威尼斯領土的黎蘇斯
[189]

 (公元1467年1月17日)。

他的墳墓很快受到土耳其征服者的破壞，新軍佩戴的手鐲上面鑲嵌著他的遺骨，當作迷信的護身符，這也可以說是對他的英勇產生不自覺的尊敬。他的國家立即面臨滅亡的命運，可見這位英雄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更能提高他光榮的地位。然而，要是他權衡降服和反抗兩者所帶來的得失，一位愛國志士會拒絕力有不逮的競爭，完全依靠他一個人的生命和才能必定會失敗。支撐斯坎德貝格的是看似合理實際謬誤的希望：他認為這個自由的基督徒民族，護衛著亞得裡亞海的海岸，以及希臘進入意大利最狹窄的通道，所以教皇、那不勒斯國王和威尼斯共和國，都會參加他們的防禦作戰。他那還在襁褓之中的兒子從民族的災難中被拯救出來，卡斯特裡奧特家族被授予公爵的領地，他們的後裔在統治地區的貴族世家中綿延不息。一大群阿爾巴尼亞難民在卡拉布裡亞獲得居留區，直到今天還保存著祖先的語言和習俗。


 七、東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羅古斯(1448—1453 A.D.)

在羅馬帝國漫長的衰亡過程中，我終於要提到君士坦丁堡最後的統治者，他用如此薄弱的力量維持著愷撒的地位和尊嚴。約翰八世歷經匈牙利的十字軍後又活了4年才過世，
[190]

 整個皇室在安德羅尼庫斯亡故和伊希多爾出家之後，只剩下君士坦丁、德米特裡烏斯和托馬斯3位親王，他們是皇帝曼紐爾二世倖存的兒子。君士坦丁和托馬斯在遙遠的摩裡亞，德米特裡烏斯擁有塞利布裡亞這塊位於都城郊區的領地，而且他還是一個黨派的首領。公眾的災難對他的野心沒有產生影響，他秘密結交土耳其人，再加上分裂主義者已經破壞國家的和平。先帝的葬禮加速舉行，顯得十分倉促，令人覺得奇怪，甚至引起懷疑。有人用觀念迂腐且證據薄弱的詭辯，擁戴德米特裡烏斯接位，說他呱呱落地就穿上紫袍，是父皇登基以後所生最年長的兒子。但是太后、元老院和軍隊、教士和人民，一致贊同合法繼承人。托馬斯藩王不知道政局發生變化，在偶然的狀況下回到首都，對於尚未到來的兄長，非常熱心地維護他的利益。歷史學家法蘭扎擔任使臣，很快被派往哈德良堡的宮廷，穆拉德對他非常優容，在他離開的時候還贈送禮物，但土耳其蘇丹親切的認可等於公開宣示他有最高的權力，東部帝國即將面臨滅亡的命運。

君士坦丁在斯巴達由兩位顯赫的代表為他加冕(公元1448年11月1日—1453年5月29日)，在春天由摩裡亞發航，在海上避開一支土耳其分遣艦隊，帶著愉快的心情接受臣民的歡呼，舉行新朝的慶祝典禮。他的賞賜耗盡了國庫的財富，使得政府更加窮困。皇帝立即將摩裡亞托付給兩位弟弟去治理，德米特裡烏斯和托馬斯兩位親王的親情非常脆弱，當著太后的面他們用誓言和擁抱鞏固極其不穩的安全保證。君士坦丁還有一件大事是選擇配偶，有人建議威尼斯元首的女兒，但是拜占庭的貴族反對世襲君王和民選官員之間的地位差距，等到他們後來發生災難，身為強大共和國的首領並沒有忘記這一次的侮辱。君士坦丁對於是與特拉布宗還是與格魯吉亞的皇室聯姻一直猶豫不決，擔任使臣的法蘭扎敘述了拜占庭帝國最後這段期間的公私生活。
[191]



法蘭扎是皇宮的總管大臣，擔任新郎求親的代表從君士坦丁堡啟航，剩餘的財富和奢侈品用來擺出盛大的排場，人數眾多的隨員包括貴族、衛士、醫生和僧侶，他還帶著一個樂隊，這位花費驚人的使臣任期延長到兩年(1450—1452 A.D.)。等他到達格魯吉亞(伊比利亞)，城鎮和村莊的土著聚集起來圍繞著外來的異鄉人，他們過著簡樸的生活，雖然喜歡音樂的旋律，但是根本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在群眾之中有名100多歲的老人，很早以前被蠻族掠走，
[192]

 他用印度奇觀之類的故事來娛樂他的聽眾，
[193]

 他曾經越過不知名的海洋從印度回到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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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扎從友善的國土前往特拉布宗的宮廷，希臘國君在那裡告訴他穆拉德新近逝世的消息。這名經驗豐富的政要對於國家能夠脫離苦難，並沒有感到欣慰反而是憂心忡忡，一個野心勃勃的青年不會長久跟從他父親明智的和平路線。等到蘇丹逝世以後，他的基督徒妻子瑪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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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爾維亞藩王的女兒)，很體面地被歸還給她的父母。憑著她的容貌和才藝所建立的名聲獲得使臣的推薦，被認為是皇帝的最佳擇偶對象，針對正高漲的反對聲浪，法蘭扎加以說明，並且駁斥似是而非的意見。

皇帝的尊嚴可以使得身份不相配的聯姻變得高貴，慷慨的施捨和教會的赦免能夠除去血親關係的障礙，她與土耳其人結婚的恥辱被拋諸腦後，雖然金髮白膚的瑪利亞年屆50歲，但仍舊抱著希望要給帝國生一個繼承人。君士坦丁從特拉布宗的來船得知使臣對他提出的忠告，但是宮廷的派系傾軋反對他的婚姻，最後還是王妃虔誠的誓言打消了整個行動，她要在修道院度過餘生。這方面的希望破滅以後，法蘭扎的選擇只有格魯吉亞的公主最適合。她的父親是個虛榮心很重的人，為光榮的聯姻感到神智昏眩，並沒有按照原始和民族的習慣，要求男方為他的女兒付出一大筆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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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提供5.6萬達克特的嫁奩和每年5000達克特的津貼。使臣的功勞得到皇帝的保證作為報答，他的兒子在施洗時已被皇帝收養，他女兒的婚姻將受到君士坦丁堡皇后的特別照顧。

法蘭扎回國帶來的婚約經過希臘國君的批准，他在金色的詔書上面親自畫3個朱紅十字，並且向格魯吉亞的特使做出承諾，他的戰船要在翌年春天引導新娘進入皇宮。君士坦丁擁抱忠誠的僕從，不像統治者冷淡的嘉許，而是朋友般溫暖的信賴，在長久的分離以後，急著要將內心的秘密向他傾訴。皇帝說道：

只有我的母親和坎塔庫澤努斯向我提出建議和忠告，不會帶有私心也不受人情的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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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他們過世以後，那些包圍在我四周的人，無法受到我的喜愛、信賴和尊敬。你對水師大提督盧卡斯·諾塔拉斯應該不陌生，他堅持自己的理念，甚至私下或公開宣稱，我的思想和行動完全以他的意見為準繩。朝廷其餘人員都是牆頭草，基於個人的利益或黨派的考量而搖擺不定。我怎麼能夠與僧侶商量政策和婚姻的問題？我仍舊要借重你的勤奮和忠誠。明年春天，你要陪我一位弟弟去懇求西方強國派遣援軍，要從摩裡亞航向塞浦路斯從事特別任務，再從那裡前往格魯吉亞去迎接和引導未來的皇后。

法蘭扎回答道：「您的命令我不敢推辭，」他一本正經地帶著笑意繼續說道，「陛下，但是務必請您三思，要是我還一直這樣長久不在家，我的妻子不是受到勾引再找個丈夫，就是會丟開一切去修道院。」皇帝對他的擔心不禁大笑起來，用令人窩心的保證對他極力地慰勉，說這是最後一次派他從事國外的工作，要將一位富有的貴族女繼承人許配給他的兒子，同時要授予他首席行政長官(國務大臣)這個重要的職位。婚事的細節立即被確定，不過，野心勃勃的提督明知這個職位不適合他但還是要出面搶奪。為了商談出雙方都同意且條件相當的結果而耽誤了一些時間，對法蘭扎的任命遮遮掩掩以免得罪傲慢而又有權勢的寵臣，整個冬天都浪費在他擔任使節的準備工作上。法蘭扎決定讓他的兒子趁著年輕抓住這次機會到外國旅行，等到危險出現時，與摩裡亞的母系親屬一起離開。上面所說私人和公眾的計劃受到土耳其戰爭的影響而中斷，最後一起掩埋在帝國的廢墟之中。


 第六十八章 穆罕默德二世的文治武功和行事風格 君士坦丁堡在圍城和攻擊之後為土耳其人所奪取 君士坦丁·帕拉羅古斯戰死 東羅馬帝國滅亡 全歐震驚 穆罕默德二世的征戰和崩殂(1451—1481A.D.)


 一、穆罕默德二世的性格作風和統治狀況(1451—1481 A.D.)

土耳其人圍攻君士坦丁堡，首先我們要注意到這位梟雄的身世和性格。穆罕默德二世(公元1451年2月9日—1481年7月2日)是穆拉德二世的兒子，雖然他的母親是基督徒，擁有公主的頭銜，卻很可能是蘇丹後宮來自各地的無數嬪妃之一而已。他最初接受的教育和養成的習性，就是要成為一位虔誠的穆斯林。只要他與一個不信真主的人接觸，就要舉行合法的齋戒儀式來淨化他的雙手和面孔。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於帝國的責任使他不受狹隘的偏執思想所約束，遠大的志向和出眾的才華使他恥於承認有人擁有更高的權力，在較鬆懈的時刻他竟然(據說如是)敢把麥加的先知稱為強盜和騙子。然而蘇丹對《古蘭經》的教義和戒律保持相當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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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私下有輕率的言論，也不會讓普通人聽到。我們對外來陌生人和穆斯林教徒的輕信應該感到懷疑，他們竟然認為穆罕默德二世的心靈固執到無法接受真理，這種荒謬和錯誤的想法真是讓人極度藐視。他受到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的諄諄誘導，在求知的道路上很早就取得傑出的成就。

大家一致認為他除了本國的母語，至少還能講或懂得五種語言，即阿拉伯語、波斯語、迦勒底語(或希伯來語)、拉丁語和希臘語，其中波斯語是出於消遣的需要，而阿拉伯語與宗教的啟示有關，這種學習語言的風氣對東方的年輕人而言非常普遍。在希臘人與土耳其人的交往之中，征服者基於統治的野心，很願意與管轄的臣民直接對話，他讚譽拉丁人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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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散文
[200]

 ，精通當地語言是第一時間聽到臣民話語的方式。但是向這位政要或學者推薦希伯來奴隸極其粗俗的方言，又能發揮什麼作用或帶來什麼好處呢？他對世界的歷史和地理非常熟悉，東方甚或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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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人物的傳記，使他產生與他們一比高下的抱負。他精通占星術，這在一個愚昧的時代可以得到諒解，從而認定他通曉數學的入門知識。他邀請意大利畫家來訪並給予慷慨的酬勞，透露出他對異教的藝術有很高的鑒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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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宗教和學識對他那野蠻和放縱的性格沒有產生任何作用，我不願照抄或相信那些流傳的故事：說他剖開14名隨從的肚皮看是誰偷吃了瓜，以及把一名美麗女奴的頭砍下來，向新軍證明他們的主子並非好色之徒。土耳其編年史指責3位奧斯曼君主有酗酒的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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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他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但是不能否認他的情緒會出現極端狂暴和殘酷的狀況，在皇宮如同在戰場一樣，會為微不足道的小事激怒釀成血流成河的慘劇，變態的情慾使出身高貴的年輕俘虜常常受到他的侮辱。

在阿爾巴尼亞戰爭中，他盡力吸取父親的經驗教訓，很快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根據一份誇大和奉承的記錄，他用無敵之劍征服了2個帝國、12個王國和200座城市，他不僅是作戰勇敢的士兵，而且是運籌帷幄的將領，攻佔君士坦丁堡奠定了不朽的光榮。如果我們考量他的手段、阻礙和成就，穆罕默德二世比起亞歷山大或帖木兒，那要甘拜下風自歎不如。在他的指揮之下，奧斯曼軍隊在兵力方面始終較敵軍佔有優勢，然而他們的發展還是限於幼發拉底河與亞得裡亞海之間的區域，他們的武力始終受到哈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貝格、羅得島騎士和波斯國王的遏阻。

穆拉德二世統治期間，穆罕默德二世兩度身登大寶卻都被迫下台，幼小的年紀無法抗拒父王的復辟，從此不再原諒那些只為了自己利益的大臣。他與一位土庫曼酋長的女兒舉行婚禮，結束2個月的慶祝活動後，帶著新娘離開哈德良堡，負責馬格尼西亞的政事。在那裡過了不到6個禮拜，國務會議突然派來信差通報，穆拉德二世過世，新軍出現嘩變不穩的狀況，要他立即返回。他的速度和氣勢使得大家聽命服從，他帶著刻意挑選的衛隊渡過赫勒斯滂海峽，在距離哈德良堡尚有1英里的地方，大臣、酋長、阿訇、宗教法官、士兵和人民都俯伏在地，迎接新的蘇丹，他們之中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他21歲登基，為了消除叛亂的根源，毫不猶豫地處死了所有年幼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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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和亞洲各國派出使節，很快前來祝賀他的接位並且懇求建立友好關係。他的說辭非常謙遜，表達出和平的意願，批准條約並加上莊嚴的誓言和公正的保證，使得希臘皇帝恢復對他的信賴。有一位奧斯曼藩王要求留在拜占庭宮廷，他指定斯特裡蒙河一塊肥沃的土地，用來支應每年所需的30萬阿斯珀的津貼。穆罕默德二世的鄰國看到這樣一位年輕的君王，他一改他父親在治家方面過分重視排場的習慣，對自己的要求之嚴格真是讓人膽寒：過去花在奢侈生活上的費用，全部拿來滿足野心的需要；一無是處的7000名獵鷹隊伍，不是解散就是編到軍隊中服役。他在當政第一年夏天率領一支軍隊巡視亞洲各行省，在挫折了卡拉馬尼亞人的銳氣以後，穆罕默德接受他們的歸順，才不致因細微的阻礙而影響到偉大的事業。


 二、穆罕默德的敵對意圖和修建要塞控制海峽(1451—1453 A.D.)

伊斯蘭教徒特別是土耳其詭辯家提出宣告，信徒絕不接受違背宗教利益和責任的任何承諾，蘇丹可以廢除他自己和以前諸帝所簽訂的條約。公正寬厚的穆拉德不齒於這種不道德的特權，但是他的兒子雖然生性高傲，為了達成雄心壯志的目標，卻會採取偽裝和欺騙等極其卑鄙的手段，將和平掛在嘴上而戰爭卻始終留在心頭，穆罕默德二世一直渴望要攻佔君士坦丁堡。希臘人的態度不夠謹慎，居然製造了會產生致命決裂的借口。他們沒有忘記奧斯曼人過去的承諾，派出使臣到營地追討應付的款項，並且要求增加年度的津貼。這些希臘人在奧斯曼的國務會議中不斷提出申訴，首相是基督徒暗中的朋友，被逼得向這些同教弟兄表達他的看法。卡利爾說道：

你們這些愚蠢而又可憐的羅馬人哪!根本不知道已經大禍臨頭。遲疑不決的穆拉德二世已經不在人世，一位年輕的征服者佔據了寶座，法律不能制約他的作為，障礙無法阻止他的行動。你們要想逃過他的手心，完全要靠神明的保佑，即使如此，你們的罪孽所應受的懲罰，也不過延遲片刻而已。你們為什麼要用徒然無益的威脅來刺激我們？說是要釋放長期受到囚禁的烏爾汗，還要立他為羅馬尼亞的蘇丹；召喚匈牙利人越過多瑙河南下；呼籲西方國家武裝起來反對我們。你們這樣做只會激怒我們，使自己很快淪入毀滅的深淵。

但是，如果首相嚴厲的語氣能讓畏懼的使臣產生警惕之心，奧斯曼的君王就會用慇勤的覲見和友善的言辭來安撫這些希臘人。穆罕默德二世向他們提出保證，等他回到哈德良堡以後，會對希臘人遭受的損害給予補償，並且願意就他們真正的利益做全盤的考量。他越過赫勒斯滂海峽以後，立即頒發命令要扣留答應付給的津貼，驅離派駐在斯特裡蒙河兩岸的官員，這項措施已經完全表明了他內心的敵對意圖。等到第二道命令下達，就某種程度上來說已開始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作戰(1451 A.D.)。他的祖父過去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狹窄的通道修築了一座亞洲的堡壘，現在他決定要在歐洲這邊的相對位置建造有如金城湯池的要塞。那年春天，1000名工匠奉命集結在阿索瑪頓這個地點，離希臘人的都城不過5英里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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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者可用的解決辦法只有靠說服，只是很少能達成所希望的目標。皇帝派出的使臣想要讓穆罕默德二世轉變心意，但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他們表示，根據過去的做法，他的祖父在自己的領土上修築起一座城堡，曾經提出請求獲得曼紐爾皇帝的同意。現在這種更加嚴密的工事築城控制了海峽的交通，只會違反兩國之間的聯盟條約，不僅截斷拉丁人在黑海的貿易，城市也可能無法獲得所需要的糧食。這位奸詐的蘇丹答覆道：

我不會對這座城市採取侵犯的行動，何況君士坦丁堡帝國有城牆可以作為依靠。當你們與匈牙利人結成同盟時，開始從陸上侵入我們的國土，這時赫勒斯滂海峽為法蘭西的戰船所控制，難道你們以為我忘記了這件事給我父親帶來的災難嗎？穆拉德被逼得要打通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通道，好在你們的實力無法支撐狠毒的惡意，才使我們有逃脫的機會。那時我在哈德良堡還是個幼童，穆斯林全都戰慄不安，使得萬惡的加波兒有一陣子能對我們橫加羞辱。但是等我父親在瓦爾納會戰獲勝以後，他發誓要在西岸建立一座堡壘，完成這個誓言是我的責任。難道你有權利和實力能在我的領土上面限制我的行動？這塊領土屬於我所有，一直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兩岸，土耳其人早就居住在亞洲海岸，而歐洲海岸已經被羅馬人放棄。趕快回去告訴你們的國王，現在的奧斯曼帝國與前面幾位蘇丹在位時已經大不相同，「他」的決心已經超過「他們」的願望，「他」要做的事比「他們」決定做得更多。你們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但誰要是下次再來提出同樣的問題，我會把他的皮給活活剝下來。

君士坦丁是頭一位精神能與地位相符的希臘人，在聽到這個宣告以後決定要動用武力，拒止土耳其人接近博斯普魯斯海峽，不讓他們在此建立基地。在政府和教會的大臣建議之下，他放棄武力解決的辦法。他們推薦的一種方式沒有那樣的直截了當，當然也談不上明智審慎，那就是證明他們長期忍受苦難，要讓奧斯曼人負起攻擊者的罪名。他們的安全要靠機會和時間來解決，在一個範圍廣大和人口眾多的城市的附近，敵人無法長時間維持一個要塞，如此它一定會陷入毀滅的命運。面對希望和恐懼，智者感到恐懼，僅有輕信的人看到希望，冬天慢慢消逝，每一個人的工作都受到影響。希臘人面對迫在眉睫的危險只能閉上雙眼，直到次年春天來臨，蘇丹的決心讓他們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要是一個主子不原諒部下所犯的過錯，就沒有人敢不服從命令。3月26日(1452 A.D.)，在阿索瑪頓這個指定的地點，一大群工作積極的土耳其技術人員被聚集起來。建築材料從歐洲和亞洲經由海上或陸地克服艱辛運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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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灰在卡塔弗裡吉亞燒成，從赫拉克利亞和尼科米底亞的森林砍伐所需的木材，石料來自安納托利亞的採石場。上千名的磚瓦匠每一位的手下有兩名工人幫忙，每天的進度非常驚人，經過測量每天都增加2肘尺的高度。這座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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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建造成三角形，每個角都有堅固和高聳的塔樓給予掩護，其中有一個角位於小山的斜坡，另外兩個角沿著海岸。城牆的厚度是22英尺而塔樓有30英尺，整個建築物覆蓋著鉛皮屋頂的平台。

穆罕默德二世用不知疲倦的熱情親自督導和指揮工程的進行，3位大臣享有殊榮能夠完成各自負責的塔樓，宗教法官要與新軍官兵相互爭勝，看誰有更為虔誠的信仰，甚至就連地位最卑賤的工人也為能替真主和蘇丹效力感到無比榮幸。暴虐的君王的眼光一掃，使得大家的工作更為賣力，他的笑容帶來榮華富貴的希望，他只要眉頭一皺他們就會命喪黃泉。希臘皇帝帶著恐懼的神色觀看無法制止的施工過程，用奉承和禮物來安撫一個無法和解的仇敵，一切努力都是白費心血。這位敵人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進行挑釁的微小衝突，甚至在暗中醞釀和煽動，很快就找到了這種無可避免的機會。

雄偉的教堂受到破壞和摧毀，奉獻給聖米迦勒天使長的大理石柱，被褻瀆和強奪的穆斯林毫無顧忌地當作建築的材料，有一些基督徒出面制止，就從他們的手裡獲得殉教的冠冕。君士坦丁懇求對方派遣一支土耳其禁衛軍，去保護臣民的田地和收成。等到這支衛隊配置完畢，他們收到的第一個命令是允許自由放牧營地的騾馬，如果受到當地土著的騷擾，要保衛自己的同教弟兄。奧斯曼酋長所帶領的隨員將他們的馬匹留在成熟的麥田里過夜，造成重大的損害，這種侮辱性的行為使希臘人極感厭惡，在一場引起暴動的衝突中雙方都有人被殺死。穆罕默德二世帶著愉快的心情聽取申訴，派遣一支軍隊去消滅那些有罪的村莊。罪犯已經逃走，40名無辜沒有任何嫌疑的刈麥者被士兵屠殺(公元1452年6月)。

直到引發激怒雙方的暴行之前，君士坦丁堡還是支持進行貿易並且歡迎好奇的訪客的，但等到第一次警報發出以後，城門被緊緊關閉。此時皇帝仍舊渴望和平，在第三天釋放所捕獲的土耳其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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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後的信息中表明自己身為基督徒和軍人，抱持著忍辱負重的堅定態度。他向穆罕默德說道：

既然無論是誓言、條約還是順從都無法確保和平，你還是要繼續邪惡的戰事，那麼我唯一信賴的便是上帝的意旨：如果安撫你那好戰的心靈能取悅於他，我樂於接受這種帶來幸福的改變；要是他想把城市交到你的手裡，我會毫無怨言順從神聖的意願。但是在世間的最高審判者宣佈裁決之前，不論生死我都是要保護人民的安全。

蘇丹的答覆充滿敵意，成為最後的宣判，現在要塞已經建造完成。在他離開回到哈德良堡之前，安排了一位警覺性很高的將軍和400名新軍，任何國家的船隻在他們火炮射程之內通過都要繳納貢金(公元1452年9月1日)。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新主人所下達的命令，一艘威尼斯的商船拒絕服從，結果被發射的一枚炮彈擊沉(公元1452年11月26日)。船主和30名水手逃到一艘小船上面，帶著枷鎖被拖到奧斯曼政府所在地，船主受到刺刑，他的手下都被斬首。歷史學家杜卡斯在德摩提卡看到他們的屍體被拋在郊外喂野獸。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作戰延到翌年春天，但是一支奧斯曼的軍隊向摩裡亞進軍，先要消滅君士坦丁的兄弟所擁有的作戰實力。在一個充滿苦難的時代，像托馬斯藩王這樣無能為力的君王，生下一個兒子可以獲得祝福也會帶來悲傷(公元1453年1月17日)。憂愁的法蘭扎說道：「末代繼承人是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火花。」


 三、土耳其人進行圍攻的準備和巨炮的鑄造和試射(1452—1453 A.D.)

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全都度過了一個焦慮難安和夜不成寢的冬天，前者心懷恐懼要保持警覺，而後者是充滿希望而感到精神百倍，雙方全力準備攻防作戰(1452年9月—1453年4月)。這兩位皇帝的成敗得失都受到民族情操的影響。就穆罕默德二世來說，這種情操來自年輕和氣質所激起的狂熱。他在哈德良堡的時候，用修建建築來打發休閒的時光，建造高聳宏偉的耶漢·努馬皇宮(原文的意思是「世界的瞭望塔」)，但要征服愷撒城市的雄心壯志絕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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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深夜2時左右，他突然從床上驚起，立即下令召見首相。蘇丹在這樣一個時刻召喚他入宮，使卡利爾·巴蕭有東窗事發的感覺，他過去得到穆拉德二世的信任，可以說是言聽計從。等到他的兒子接位以後，首相還能穩保職位，表面上看很受重用，但是這位資深的政治家一直有如履薄冰的感覺，感覺自己隨時會失足墮於萬丈深淵之中。他與基督徒的關係密切，被人譴責獲得加波兒·奧塔契的稱號，指他是「不走正道者的義兄」，這在前朝是平常事，不會受到影響。貪婪使他被敵人收買，裡通敵國，等到戰爭結束以後被查出來受到嚴懲。現在他接受皇帝召見的命令，就與妻子和兒女做最後一次的告別。他在杯中裝滿金塊，火速進宮晉見蘇丹，按照東方的習慣呈獻貢金作為盡責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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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說道：「我並不需要你們呈獻禮物，情願能夠加倍奉送到你們的身上。對我而言存在更有價值和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君士坦丁堡。」首相很快從驚慌中恢復過來，於是他說道：「真主已經將羅馬帝國大部分的疆域賜給您，對於殘餘的領土和首都絕不會吝嗇，他的恩惠再加上您的實力，一定能獲得成功。我自己和其餘的人員都是您忠實的奴才，願意為完成您的大業奉獻我們的生命和財產。」蘇丹繼續說道：

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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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你看到這個枕頭沒有？雖然我很疲倦，但整夜還是輾轉反側，把這個枕頭推過去拉過來難以成眠，一直在惦念著羅馬人的金銀。現在我們在兵力方面佔有優勢，可以獲得真主的協助和先知的賜福，必須要盡快成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

為了打探士兵的意願和瞭解狀況，他經常單獨到街頭微服出訪，避開民眾的目光不讓人得知，要是有人發覺他是蘇丹，就會給自己帶來生命的危險。他為了攻佔這個充滿敵意的城市，花費了很多時間草擬計劃，不斷與將領和工程人員進行討論，決定部署炮兵陣地的位置、用來攻擊指定區段的城牆以及挖掘坑道和架設雲梯的地點。白天進行各項練習，必要時還得挑燈夜戰。

他在所有的毀滅工具之中，花了特別多的精力學習拉丁人威力強大的最新發明，他所創立的炮兵就當時世界的標準而言優於任何國家。有一個丹麥人烏爾班是火炮的鑄造專家，在希臘人的軍隊中服役幾乎餓死，後來受到土耳其蘇丹的重用，穆罕默德二世懷著滿腔熱忱極力催促這位工藝家，對他的回答非常滿意：

要是問我是否有能力鑄造一門火炮，拋射很大的彈頭或石塊去摧毀君士坦丁堡的城牆？我對這些城牆的強度瞭如指掌，知道它們比巴比倫的工事更為結實，我也會鑄造出威力更為驚人的火炮來對付，炮位的選定和操作要由你的工程人員來負責。

烏爾班獲得明確的保證，就在哈德良堡建立一個鑄炮廠，準備所需要的金屬，經過3個月的努力工作，製造出一根黃銅炮管，這樣的龐然大物簡直令人不敢置信。它的口徑經過測量有12掌長，石彈的重量超過6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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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宮殿前面有塊空地被選來進行第一次的試驗，為了防止發生意外事件，帶來驚慌和恐懼，事先發佈翌日要發射火炮的通告。在距離100個弗隆(約為12.5英里)範圍之內都可以感受或聽到爆炸的聲音，火藥的威力將炮彈發射到1英里之外，落下的位置將地面打出1英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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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大洞，整個彈丸全部埋在土裡。30輛大車連接起來組成一個載具，60頭牛在前面拖曳，用來運送這個毀滅性的武器，每邊有200人在維護行進的平衡，支持載具穩定地滾動，還有250名工匠在前面整平路面和修護橋樑。這趟極為辛勞的行程距離只有150英里，卻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一位立場鮮明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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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狀況下竟然嘲笑希臘人過於輕信敵人的能力，當然他的說辭也不是沒有道理，我們對於一個被擊敗的民族還說出這種誇大的言辭，當然難以認同。經過他的計算，發射一個200磅的彈丸，需要裝填150磅的火藥，只有不到十五分之一的份量能在同一時間燃燒，爆發的能量必定非常軟弱無力。我對於這毀滅的技術非常陌生，但我也知道現代炮兵的發展和改進在於火炮的數目而不是增加炮身的重量，火炮發射以後迅速傳來爆炸的聲音，甚至可以產生非常明顯的效果。然而我不敢否定當代作者明確和一致的證詞，早期的技術人員憑著抱負，生產出粗糙的成果，能夠逾越現代的標準也不是沒有可能。有一門土耳其火炮比穆罕默德二世的產品更為龐大，仍舊在護衛著達達尼爾海峽的入口，最近的測試發現威力還是不可輕視。一發1100磅重的石彈需要裝填330磅的火藥，發射以後在600碼的距離裂成三塊岩石碎片，穿越海峽時漂過海面，激起的水花成為一陣泡沫，再度升起後落到對面的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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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君士坦丁堡受到圍攻的態勢和雙方的兵力(1453 A.D.)

穆罕默德威脅東部都城時，希臘皇帝用虔誠的祈禱懇求來自世間和天國的援助，但至高無上的權威對他的哀訴裝聾作啞，基督教世界對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完全無動於衷。埃及蘇丹出於對土耳其的猜忌和暫時的需要，倒是答應給予相當的支援。有些國家本身的實力衰弱，還有很多國家的距離過遠，有人認為是杞人憂天，也有人知道大難臨頭已經無法避免。西部的國君全部陷入沒完沒了的內部爭執之中，希臘人的欺騙和固執使羅馬教皇仍舊氣憤填膺。

尼古拉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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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沒有妥善運用意大利的軍隊和財富來幫忙希臘人，反而提出先入為主的看法，說他們已經在劫難逃，好像他的榮譽完全在於使預言成真。或許是他們所遭遇的災禍已經陷入絕境，他那拒人於千里的態度有軟化的跡象，但是教皇的惻隱之心過於遲緩，不僅沒有全力以赴，也無法產生任何作用。在熱那亞和威尼斯的特遣艦隊發航離開港口之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經落入敵手，甚至就連摩裡亞和統治希臘島嶼的王侯也都裝出冷漠的中立立場。熱那亞的加拉塔殖民地想要進行談判，私下解決，蘇丹允許他們保有虛幻的希望，那就是帝國滅亡以後在土耳其人大發慈悲之下，他們還能獲得倖存的機會。平民和一些拜占庭的貴族，對於國家所面臨的危險只會一味地規避。貪婪的念頭使他們拒絕支持皇帝，情願將財富留給土耳其人享用，否則他們可以用不為人知但數量龐大的金錢，徵召更多的傭兵隊伍前來防守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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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麼說，貧窮而孤獨的君王還在加強準備，要抵擋極其可畏的敵手。雖然他的勇氣能夠克服危局，但是他的實力不足以與奧斯曼的君王一爭高下。

土耳其的前鋒部隊在初春時節大舉掃蕩市鎮和鄉村，直抵君士坦丁堡的城門前。降服可以獲得赦免和保護，只要稍加抗拒就會為刀兵和火焰所毀滅。黑海周邊的希臘地方如梅森布裡亞、阿奇隆姆和比宗，一接到召喚就遞表歸順。只有西利布裡亞拒不從命，遭到圍攻或封鎖，獲得不屈的無上榮譽。勇敢的居民在陸地遭到包圍時，竟然乘著船隻出海，搶劫庫濟庫斯對面的海岸地帶，將擄來的俘虜在公共市場發售。等到穆罕默德二世親自領軍到達以後，整個地區全部安定下來俯伏在他的腳前。他一開始先在距城5英里的地方停止下來，然後擺出會戰的隊形繼續前進，在聖羅馬努斯門的前方位置豎起蘇丹的大纛，從4月6日(1453 A.D.)起進行歷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圍攻作戰。

亞洲和歐洲的部隊從普羅蓬提斯海到港口，自右至左成一線展開，新軍部署在蘇丹御帳前方的正面位置，奧斯曼軍隊的戰線用一道深壕加以掩護。一支分遣部隊被派去包圍蓋拉塔郊區，監視不守信義的熱那亞人。喜歡追根究底的菲勒福斯在圍城之前，已經在希臘居留了30年，確信土耳其的軍隊無論打著何種名義或方式，總兵力都不會超過6萬騎兵和2萬步卒。他譴責希臘民族怯懦成性，竟然馴服屈從於一小撮蠻族的手裡。事實上他所提到的兵力稱為卡皮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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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土耳其政府的正規部隊，隨著君王一起進軍並且由國庫支付薪餉。但地方的行政長官在所管轄的區域，維持或徵召省級的民兵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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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的任命可以保有更多的土地，掠奪的希望吸引數量龐大的志願軍，神聖的號角聲邀請成群飢腸轆轆和不知畏懼的狂熱分子，他們至少可以造成令人恐怖的聲勢。在第一次發起攻擊時，他們是最好的炮灰，可以用來磨鈍基督徒的刀劍。

杜卡斯、卡爾科科戴勒斯和開俄斯島的利奧納德，都盡量誇大土耳其人的龐大勢力，說是總兵力是30萬到40萬人。但法蘭扎是當代的知名之士，作為仲裁者他的計算更為精確，提出的數量是25.8萬人，這一數字合乎常理和實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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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攻者的水師實力不足，普羅蓬提斯海面雖然佈滿320艘各型船隻，但只有18艘夠得上戰船的標準，絕大部分應該都是補給船和運輸船，將大量的人員、裝具和給養絡繹不絕運送到營地。

君士坦丁堡在最後的衰亡狀況下，仍舊擁有10萬以上的居民，但是這個數據不是參加戰爭的人數而是來自俘虜的統計。這些俘虜大部分是工匠、僧侶、婦女和缺乏作戰勇氣的男子，他們比婦女還要苟且偷安。我對這點可以諒解，暴君為貫徹意志迫使勉強的臣民到遙遠的邊疆去服役。在失去進取精神的社會裡，身為男子漢不敢冒著生命的危險去保護子女和財產。奉皇帝的命令，在街道和住宅進行一項特別的調查，看看有多少市民甚至僧侶願意執干戈以衛社稷，由法蘭扎負責完成名冊。經過一番努力盡量增加人數以後，他帶著悲痛和難以置信的神情報告他的主子，整個國家擔任守備任務的市民減少到只有4970名「羅馬人」。君士坦丁和他所信任的大臣，只有保守這個令人膽寒的秘密使之不外洩。足夠數量的盾牌、十字弩和前膛槍，從軍械庫中取出分發給城市的隊伍，完全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帝國獲得一些新來的盟友，也就是由熱那亞貴族約翰·查士丁尼指揮的2000名外籍軍隊。皇帝對這些協防軍給予豐厚的賞賜，為了獎勵英勇行動和爭取勝利的決心，承諾將勒諾斯島贈送給他們的首領作封地。拉曳一條堅固的鐵鏈橫過海港的進口，安排希臘和意大利的戰船和商用船隻進行支撐。基督教國家的船隻從甘地亞和黑海陸續抵達，全部留下擔任各種勤務之用。這個城市的周長有13到16英里，僅有7000到8000名士兵的守備部隊擔任防務，要來對抗當世強國的奧斯曼帝國。
[221]

 歐洲和亞洲的通路全部開放，讓圍攻軍可以通行無阻，希臘人的實力和糧食必須維持每日的消耗，使得存量不斷減少，他們無望獲得任何外來的援軍或補給。


 五、希臘和拉丁兩個教會聯合的幻滅和宗教的狂熱(1452 A.D.)

早期的羅馬人拔出佩劍，下定決心不是死亡就是征服；原始的基督徒對這兩者都甘之如飴，抱著耐心和慈悲等待使自己成為殉教者的致命一擊。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僅為宗教的精神感到激動，這種風氣只會產生怨恨和爭執。約翰·帕拉羅古斯皇帝在逝世前公開宣佈，放棄與拉丁教會聯合這不孚眾望的舉措，爾後這種觀念始終沒有獲得改善，一直要等到他的弟弟君士坦丁面臨災難，逼得要用奉承和欺瞞當成最後的手段。
[222]

 為了獲得塵世的救援，他的使臣接到指示，要將這件事與願意接受精神上的服從一併進行討論，並且可以提出保證。他對教會抱著不予理會的態度，借口是有緊急國家大事要處理。他秉持正統教義的願望，懇求一位羅馬使節的蒞臨。雖然梵蒂岡經常受到對方的欺騙和誘惑，現在接收到悔改的信號卻不容忽視，一位使節總比一支軍隊更容易獲得對方的同意。大約在最後滅亡的前6個月，俄羅斯的紅衣主教伊希多爾以教皇特使的名義，帶著大批僧侶和士兵的隨員行列出現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像是歡迎一位朋友和父執，帶著尊敬的神色聆聽他的講道，在教堂的公開場合或者皇帝的禮拜堂。教士和世俗人等都用逢迎的態度在聯合法案上簽署，原因是在佛羅倫薩大公會議上已經獲得批准。12月12日(1452 A.D.)這天，兩個民族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領聖體儀式的奉獻和祈禱，兩位教宗的名諱都受到大聲讚揚和稱頌，那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尼古拉五世，以及被叛亂群眾所放逐的喬治教長。

拉丁教士在祭壇進行聖事時所使用的服裝和語言，成為引起反感的對象。希臘人用極度厭惡的口氣，提到他拿未發酵的麵包當作奉獻的薄餅，把冷水注入聖餐的酒杯。一位希臘歷史學家承認這種狀況實在讓他感到羞愧，對於宗教的認同和統一，他的同胞沒有一個人有絲毫的誠意，甚至皇帝自己也懷著這種用心。拿未來要修改信條當作承諾來拖延倉促和無條件的順從，最好的借口是自認已經犯下偽證罪，這也許是最糟糕的托辭。但是當他們那些誠實的同教弟兄用譴責的言辭對他們形成壓力時，這些希臘人只能喃喃自語：「我們要忍耐，等待上帝將這座城市從吞吃的巨龍口裡拯救出來，到時你將瞭解我們是否真要與阿茲邁特人和解。」但是忍耐不是宗教狂熱的主要特性，宮廷的手腕不見得能壓制民眾對自由和暴力的熱烈追求。

居民不分性別和階層，從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圓頂，蜂擁前往僧人根納狄烏斯
[223]

 的小室，請教有關教會未來前途的神諭。聖人不見外客，通常在沉思冥想，恍惚之中陷入神意的通靈狀態，在他小室的門口懸掛一塊可以寫字的木板，他們讀過這些可怕的字句以後陸續離開：

啊!可憐的羅馬人，你們為什麼要拋棄真理，為什麼不信上帝而要把一切托付給意大利人？你們要是喪失信仰就會丟掉城市!請憐憫我，啊!上主，我當著你的面誠心稟告，我一生清白無辜沒有犯下任何罪孽。啊!可憐的羅馬人，要思考未來，要停止作惡，要徹底悔改。在這種重要的時刻放棄祖先的宗教而去接受邪惡的信仰，就會成為外國人的奴隸淪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要是根據根納狄烏斯的意見，純潔有如天使、高傲有如惡魔的守貞修女反對教會聯合的決議，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不願與拉丁人在宗教儀式上有任何聯繫。她們做出的榜樣受到絕大部分教士和人民的稱讚和傚法。虔誠的希臘人從修道院分散到各地的酒館，飲起酒來就像教皇的奴隸那樣令人混淆不清，為了向無垢聖母的聖像致敬而不停乾杯，懇求她大發神威抗拒穆罕默德，就像從前她從科斯羅伊斯和台吉的手裡拯救這座城市一樣。在宗教狂熱和酗酒過度的雙重麻醉之下，他們神勇百倍地高聲喊叫：「有什麼理由需要西方的援軍、教會聯合或是拉丁人？阿茲邁特人的禮拜儀式趕快滾開!」土耳其人征戰行動的前一個冬天，這種像時疫爆發一樣的狂暴狀況使整個民族為之騷亂不已，其他的工作全部受到干擾。

四旬齋的齋期和復活節的來臨，並沒有激發仁慈和博愛的氣氛，反而增強了狂熱分子的剛愎心理。告解的神父對於信徒的心靈進行仔細的審查並且提出警告，任何人要是從教士的手裡接受聖體，對於教會聯合表示同意或是加以默許，都要被逼進行嚴厲的苦修和悔改。拉丁教士在祭壇奉行聖事，等於散播傳染病給參加儀式的那些沉默和簡樸的觀眾。邪惡的排場只會讓他們喪失僧侶職務所具有的美德，一味地將希望寄托於他們的祈禱和赦罪會帶來幫助，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行為，甚至有引發突然死亡的危險。聖索菲亞大教堂剛受到拉丁奉獻儀式的污染，馬上就被教士和人民當成猶太人的會堂或異教徒的廟宇棄若敝履，在這個巨大的圓頂下面瀰漫著一股肅殺之氣，而過去這裡的香火旺盛、燈光燦爛，迴響著祈禱和感恩的聲音。拉丁人是最可惡的異端分子和背離正統教義的人。大公爵是帝國的首席大臣，據說他宣稱，他情願在君士坦丁堡看到穆罕默德的頭巾，也要比教皇的法冠或紅衣主教的角帽更為順眼。
[224]

 這種情懷對於基督徒或是愛國志士沒有一點價值，希臘人縈迴在心，帶來致命的後果。皇帝失去臣民的敬愛和支持，順從神意的安排和懷著奇跡式的解救希望，使得民族的怯懦行為變得神聖。


 六、穆罕默德圍攻君士坦丁堡及兩軍的攻防作戰(1453 A.D.)

君士坦丁堡三角形狀的沿海的兩條邊，是任何敵人都難以接近的，普羅蓬提斯海的一邊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靠近港口的一邊工事堅固。而在兩個水域之間的三角形的底部，也就是陸地的一邊，有雙重城牆和深達100英尺的壕溝作為保護。
[225]

 根據目擊者法蘭扎的說法，奧斯曼人的主攻方向是這條6英里長的防線。
[226]

 皇帝在最危險的地方分配兵力和理清指揮關係以後，自己負責外層城牆的守備任務。

圍攻開始的最初幾天，希臘士兵突入壕溝列隊出擊，但是他們立刻發現在兵力的對比上，一個基督徒要抵擋20多個土耳其人，因此在這次大膽的先發制人式的作戰以後，很快就採取審慎的行動，用投擲武器來保護他們的防壁，這種步步為營的做法不應被指責為怯懦的表現。希臘民族的確貪生怕死而且行事猥賤，最後的君士坦丁卻無愧於英雄的稱呼，出身高貴的志願軍隊伍受到羅馬武德的鼓舞，就連外國的協防軍都有西部騎士的風範。不斷投射的標槍和箭雨伴著前膛槍和火炮的硝煙、巨響和火焰，他們使用的小型武器同時發射，可以打出5發甚至10發核桃大小的鉛彈，根據雙方隊列接近的程度和火藥的威力，一發子彈可以穿透幾層胸甲和軀體。土耳其人的進攻很快就被逼入壕溝之中，或是用屍體當作掩護。戰爭持續著，每天都能使基督徒增加實戰的經驗，只是儲量不足的火藥，卻在每天的作戰行動中逐漸消耗殆盡。希臘人的火器在口徑和數量上都處於劣勢，即使他們擁有一些重型火炮，也不敢放置在城牆上面，唯恐古老的結構經不起爆炸的震撼發生倒塌。這一足以致命的秘密早已被穆斯林知曉，他們拿出宗教狂熱、金錢財富和專制制度更為優越的力量加以利用。穆罕默德這門巨大的火炮或許已經有人特別注意到了，這是那個時代重要而具體的題材，可以記載在史冊上面。這個龐然大物的左右兩側，還有兩門威力幾乎與它相等的大口徑火炮。
[227]

 土耳其的炮兵火力排成一線對準城牆，14個炮兵陣地同時向著最易進攻的位置發起轟擊。根據一個含糊不清的報道，有一個地點集中了130門炮，或是發射出130發炮彈。然而，這位蘇丹所掌握的權勢和展開的行動，讓我們感覺到新科學已開始進入幼年期。當時有位大師已經計算出來，這門大炮每天只能裝藥和發射7次。
[228]

 過熱的金屬發生不幸的爆炸，幾名工作人員被炸死，有位高明的工匠值得欽佩，想到在每次發射以後把油灌進炮口，可以防止發生意外和危險的事件。

最初幾次漫無目標的發射只能產生響聲，而沒有實際效果，在一名基督徒的建議之下，教導操作人員要將炮口瞄準堡壘突出凸角的兩側。雖然還是不夠理想，但重複發射的火炮已在城牆上面留下了無數的彈痕。土耳其人推進到壕溝的邊緣，想要填平這巨大的裂隙，開闢出攻城的通路。
[229]

 不計其數的柴束、木桶和樹枝，交互混雜地堆積起來；亂成一團的烏合之眾行動毫無章法，走在前面或體力衰弱的人就被擠得一頭栽下深壕，很快被拋下的雜物所埋葬。對圍攻部隊來說，填平壕溝是件艱苦的工作，而被圍人員清除這些廢棄物倒是很安全。經過一場歷時長久的血戰之後，白天辛苦織成的羅網在夜間被拆除得乾乾淨淨。穆罕默德二世想到第二種進攻方法，那就是挖坑道，但是這裡的土質全是岩石，每次的企圖都被基督徒工程人員所阻絕或破壞。那種在地下坑道塞進很多火藥，可以把整座塔樓或城市轟上天的技術，當時還沒有發明出來。
[230]

 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作戰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古代和現代炮兵技術的再度結合。火炮與拋擲石塊和標槍的投射裝置混雜在一起，發射的炮彈和攻城錘對準同一處城牆。火藥的發明並沒有取代希臘火的運用，這種液體產生的火焰很難撲滅。

體積碩大的木製塔樓被安裝在輪子上推著前進，這個可以移動的裝滿彈藥和柴火的軍火庫，外面包上三層牛皮以資保護，上面開著射孔可以很安全地發射成片的子彈和箭矢，在前面裝上三扇門，方便士兵和工匠的出擊和撤退之用。他們可以走樓梯到上層平台，裝著與平台同高的雲梯，使用滑輪架起一座吊橋直通對方的防壁，並且用鉤爪緊緊抓住。各種不同的攻城技術和方法給希臘人帶來極大的困擾，有些最新的發明產生的危害最大。聖羅馬努斯門的塔樓最後還是被敵人摧毀，經過一番惡鬥之後，土耳其人從打開的缺口被趕了出去，黑夜使他們的行動受到妨害，但他們堅信天亮以後生力軍會再次發起攻擊，可以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戰鬥暫停時，土耳其人眼看破城的希望就在眼前，皇帝和查士丁尼採取積極的行動，每一分鐘都用來改善現況，整夜留在這個重要的據點，不斷督導修復保護教會和城市安全的工事。等到天亮以後，急著要發起攻擊的蘇丹看到他的木製塔樓已經被燒成灰燼，感到極為驚訝而悲傷，壕溝清理完畢恢復原狀，聖羅馬努斯的塔樓又像從前那樣堅固和完整。他為計劃的失敗而哀歎不已，口中發出瀆神的喊叫，就是3.7萬個先知的話也無法讓他相信，這些背棄真主的人竟然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完成這麼繁重的工作。


 七、西部海上增援的勝利和穆罕默德的應對策略(1453 A.D.)

基督教的君王雖然個性慷慨，但採取的行動不僅冷淡而且遲緩。君士坦丁最早考慮城市會被圍攻時，就與愛琴海各島嶼、摩裡亞和西西里，談判最為重要的補給品供應問題。要不是一直刮著凜冽的北風
[231]

 ，5艘
[232]

 滿載商品和戰爭裝備的大型船隻，早在4月初就從開俄斯島的港口開過來了。一艘船掛著帝國的旗幟，其餘4艘屬於熱那亞所有，裝滿小麥、大麥、酒類、食油和蔬菜，更為重要的是前來首都作戰的士兵和水手。經過耗時長久的耽擱之後，開始是微風拂面，到了次日變成強勁的南風，將這些船隻吹過赫勒斯滂海峽和普羅蓬提斯海。城市無論是從海上還是陸地都被包圍，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入口處，土耳其的艦隊在兩岸之間拉開排成新月形陣式，用來攔截或阻擋這支大膽的援軍。讀者要是能在腦海中浮現出君士坦丁堡的地形圖，就會感受到激動的心情，讚譽極其壯觀的偉大場面。5艘基督徒的大船，在一片歡呼聲中帆槳並用，對著敵人有300艘船隻的艦隊，全速直接衝撞過去。無論是防壁上面還是營地裡面以及歐亞兩洲的海岸邊上，全都擠滿無數的觀眾，焦急等待這重大救援行動的最後結局。任何人一開始看到這種狀況根本不會產生懷疑，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都是穆斯林佔有優勢，只要海面風平浪靜，他們憑著數量和勇氣就一定穩操勝券。但是他們的水師在倉促之間建立，存有很多的缺陷，主要出於蘇丹的意願而非人民的智慧。土耳其人處於成功的巔峰，一直認為真主將陸地交給他們，海洋留給不走正道的人，一連串的海戰失利和迅速改變的局勢，證明這種謙虛的表白非常吻合事實。他們艦隊除了18艘戰船具備作戰能力以外，其餘的組成部分都是沒有風帆的小船，不僅粗製濫造而且配備不全，上面擠滿部隊也沒有安裝火炮。而且，高昂的士氣取決於實力所帶來的信心，面對新的作戰環境即使最勇敢的新軍也會膽戰心驚。

5艘堅固而龐大的船隻組成基督徒的分遣支隊，船長和舵手的技術熟練，其餘人員都是意大利和希臘的資深老手，他們的作戰經驗豐富，久經海上風浪的磨煉。船隻的重量可以撞沉或衝散那些微不足道的障礙；他們的炮火橫掃海面；他們將液體的火焰直接灑在企圖靠近直接登船的敵人頭上。對於這群本領高強的航海者而言，愈是猛烈的風浪愈為有利。在這場激戰中，幾乎快要落敗的皇家船隻獲得熱那亞人的救援，土耳其人在遠距離的攻擊和近接戰鬥中，兩次都被擊退而且損失慘重。穆罕默德二世騎著馬到達岸邊，用大聲的喊叫和親臨戰場來激勵士氣，他許諾給予獎賞，甚至用令人感到畏懼的懲罰，要部隊再次發起攻擊。無論是心靈的激情還是身體的姿勢
[233]

 ，他看起來像是在倣傚戰鬥人員的動作，彷彿他成為自然的主宰，明知不能發揮作用也會毫無所懼縱馬衝進海中。他的高聲譴責和營地裡喧囂的吼叫，逼得奧斯曼人發動第三次的攻擊，比起前面兩次更為凶狠和血腥。

儘管我並不相信但仍然要重述法蘭扎的證言，他從對方口裡聽來的說法是：在這一天的大屠殺中，土耳其的損失是1.2萬人。他們在混亂中逃到歐洲和亞洲的海岸，基督徒的分遣支隊卻得意揚揚毫無損傷地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在港口的鐵鏈之內安全下錨。他們對勝利充滿信心，吹噓土耳其人已經屈服在他們的武力之下。那位水師提督身為土耳其的高級將領，從眼睛受傷的劇痛中獲得一些好處，也就是可以把作戰的失敗歸於這樣的意外。巴爾薩·奧格利是保加利亞王室的叛徒，在軍事方面建立的聲譽，為令人厭惡的貪婪惡習所污染。在君主或人民的專制政體之下，戰爭的失利足以構成犯罪的證據，穆罕默德二世極為不滿，剝奪他的階級和一切職務。當著君王的面，這位水師提督被4名奴隸按倒在地，用金棍痛擊了100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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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已經判處死刑，他要感激蘇丹的寬宏大量，最後處以籍沒和流放的懲罰。這批補給品的到達使希臘人恢復希望，開始指責西方盟國的按兵不動；然而過去在安納托利亞的沙漠和巴勒斯坦的山巖下面，數以百萬的十字軍人員毫無怨尤地犧牲性命。這座帝國的首都對敵人而言，形勢險要有如金城湯池，卻便於友軍的進入和支援。濱海的城邦有合理和適當的軍備，原本可以保住殘留的羅馬名聲，能夠在奧斯曼帝國的心腹地區維持一座基督徒的城堡。然而這些就是為解救君士坦丁堡進行的唯一一次軟弱無力的努力：相隔遙遠的國家根本不瞭解即將到來的危險；匈牙利也可以說是哈尼阿德斯的使臣，一直住在土耳其的營地裡面，不僅讓蘇丹不必對他們存有戒心，還可以對他的作戰行動提供意見。
[235]



希臘人很難洞悉土耳其國務會議所要保守的秘密。然而，他們卻有先入為主的看法，認定如此固執而出乎意料的抵抗會使穆罕默德二世無法支持。蘇丹開始考慮撤退，如果不是位居次席的大臣出於野心和嫉妒，反對卡利爾帶有賣國行為的建議，君士坦丁堡很快就會解圍，要知道這時卡利爾在暗中還是與拜占庭有書信的來往。土耳其人一定要從港口和陸地同時發動攻勢，否則不可能奪取這座城市。但是港口根本攻不進去，對方拉著一條無法穿越的鐵鏈，派出8艘大船和20多艘小船，以及幾艘戰船和單桅船嚴密地把守。土耳其人非但不敢強攻這條防線，還唯恐對方的水師出擊，再次在開闊的海面正式開戰。才智過人的穆罕默德處於這種困境下，想到一個大膽而奇特的計劃，並要將之付諸實施：他要把輕型船隻和軍用補給，從博斯普魯斯海峽經由陸地運到港口的深處。這段距離大約是10英里，地面崎嶇不平，四處林木叢生，需要從加拉塔的郊區打開一條道路，至於是能自由通行還是全軍覆滅，要看熱那亞人的選擇。

但這些自私的商人過於短視，只顧眼前，沒有長遠的眼光，即使要覆滅，也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被消滅的。他們提出要是土耳其人這次運送船隻的技術還有不周的地方，他們願意提供數以萬計的人力來支助。由堅硬而又結實木板製成的平台鋪出了一條平坦的道路，上面塗著牛或羊的脂肪使之變得更為光滑。80艘輕型戰船和雙桅帆船，後者配備50名或30名划槳手，從博斯普魯斯海峽拉上岸來，按照前後次序在船底墊起滾木，用人力及滑輪拖曳前進。每艘船有兩名嚮導或舵手位於舵房或船頭，掛的帆全在風中張開，歌聲和吶喊聲鼓舞大家的幹勁，利用一個夜晚的時間，這支土耳其艦隊不辭辛勞爬上山崗，經過一片平疇，然後在離希臘人吃水較深的船隻遠遠的、不會受到妨害的地方，從斜坡上面直接滑下港口裡面的淺水區。這一個行動的重要性被它所引起的驚慌和產生的自信所大為誇大了，但這一人所周知無可置疑的事實，曾呈現在兩個民族的眼前而被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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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曾經多次運用類似的策略
[237]

 。奧斯曼的戰船(我必須重申此事)應該是大型船隻，要是我們將巨大的船體和拖行的距離，將遭遇的障礙和運用的方法進行比較，像這樣一個可以吹噓的奇跡
[238]

 ，可能只有我們的時代費盡力氣才能達成。
[239]



等到穆罕默德用一支艦隊和軍隊佔領港口的上半部地區，就在最狹窄的地段構建一座橋樑或堤壩，有50肘尺寬和100肘尺長，全部由大小不等的木桶組成，用鐵鉤與大筏連在一起，上面鋪著很結實的木板。他在這個浮動炮台上架起一門最大口徑的火炮，然後用80艘戰船滿載部隊和雲梯，航向最容易靠近的一側，拉丁征服者前一次就在此處攻破城池。有人指責基督徒因循怠惰，沒有趁著工程尚未完成之前予以摧毀，但是他們的炮火為更為優勢的火力所壓制。基督徒何嘗不想在夜間出擊燒燬蘇丹的船隻和橋樑，但是對方提高警覺加強戒備，拒止他們的接近。最前列的輕型小艇被擊沉或擄走，在蘇丹的命令之下，40名意大利和希臘最勇敢的青年慘遭屠殺。雖然他們實施了正當而殘酷的報復行為，將260名穆斯林戰俘的頭顱掛在城牆上面，但還是難以平息皇帝悲憤的情緒。經過40天的圍攻以後，君士坦丁堡已經是在劫難逃，人數日益減少的守備部隊在兩面夾擊之下幾乎消耗殆盡，多少世代對抗敵人暴力的堅固工事，在各個方面都被奧斯曼的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很多地點出現缺口，靠近聖羅馬努斯門的四座塔樓全被夷為平地。君士坦丁為了發餉給戰力衰弱已有反意的部隊，逼得要拿走教堂所有的財物，答應將來要用四倍的價錢來償還債務，這樣一種褻瀆神聖的行為，使得那些叫囂聯合的敵人，更增添了一樁對他進行譴責的罪狀。明爭暗鬥的氣氛進一步損耗了基督徒殘餘的實力，熱那亞和威尼斯的協防軍都聲稱自己的服務最為卓越。大公爵到現在這個地步依然野心勃勃，查士丁尼和他已經處於共同的危機之中，仍然相互指責對方背叛和懦弱。


 八、土耳其人發起全面攻擊以及希臘皇帝的陣亡(1453 A.D.)

君士坦丁堡受到圍攻期間，有時也會提到求和與投降的問題，營地和城市之間曾有幾名使者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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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皇帝處於逆境顯得非常謙卑，只要不悖離宗教和皇權，就願意接受任何條件；土耳其蘇丹希望減少士兵的犧牲，更想把拜占庭的財寶據為己有，他為了完成神聖的任務，特別提出加波兒的處理方式以供他們選擇：行割禮、支付貢金或面對死亡。每年獲得10萬個達克特或許可以滿足穆罕默德二世的貪婪，但是他的雄心壯志卻要緊緊抓住東部的都城。於是他願意提供給希臘皇帝一座同樣富有的城市，對於人民可以容忍信仰自由或讓他們安全離去。在經過毫無結果的談判之後，蘇丹最後宣佈他的決定，如果不能據有君士坦丁堡的寶座，情願將此地當成他的墳墓。帕拉羅古斯不能將城市交到奧斯曼人手裡，此事有關個人榮譽，擔心背上千載罵名，所以他決心力戰到底至死不屈。蘇丹花了幾天時間完成攻擊的準備工作，運用所愛好的占星術，把帶來吉兆的重要時間定在5月29日，以使大家獲得一段休戰的空隙。

他在27日夜晚發佈最後的命令，親自召集軍事首長開會，派出傳令官到營地各處，宣佈此一重大冒險行動的任務和目的。專制政體的首要原則是恐懼，他用東方人的方式發出威脅之辭，擅離職守和臨陣不先的人員，即使長著飛鳥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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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難逃正義之手給予鐵面無情的懲處。他手下大部分高級將領和新軍成員，都是基督徒家庭的後裔，後來獲得尊貴的土耳其姓氏，靠著一再發生的收養關係才永久保存下來。個人的身份逐漸發生變化，依靠榜樣的力量以及嚴格紀律，軍團、團隊和連隊的精神得以保持積極進取的活力。在這一場聖戰中，穆斯林受到勸導要用祈禱和七次沐浴，來淨化他們的心靈和肉體，在翌日結束之前一直要禁食。一群伊斯蘭托缽僧訪問各處的帳篷，灌輸士兵成為殉教的烈士的宗教信念，並且保證他們會在天堂到處是河流的花園中，擁抱那些黑眼睛的童女，度過永恆的青年時光。然而穆罕默德更看重塵世可見的報酬，承諾發給勝利的部隊雙倍的薪餉。穆罕默德說道：

我只要城市和建築物，所有的俘虜、戰利品、金銀財寶和美女，全部拿來當作你們英勇的獎賞，使人人得到財富和快樂。我的帝國有廣大的疆域和眾多的行政區域，第一個登上君士坦丁堡城牆的大無畏士兵，獲得的酬勞是掌管最美好和最富饒的行省，我的感激所加於他的榮譽和產業會遠超過他的期望。

強烈的刺激和動機在土耳其人的心中形成高漲的熱情，使他們不禁躍躍欲試而且將生死置之度外，整個營地迴響著「安拉是唯一的真主」和「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的呼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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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上和陸地到處可聞。從加拉塔到那7座塔樓，遍地閃爍著燃燒的篝火。

基督徒的狀況大不相同，他們都在哀聲歎氣地埋怨，悔恨自己的罪孽和即將來臨的懲罰，聖母瑪利亞的聖像已經展示在巡遊的行列中，但是這位至高無上的守護神對他們的乞求充耳不聞。他們責怪皇帝固執己見未能及早投降，想像著自己未來的處境，不禁感到灰心喪氣，憧憬被土耳其人奴役，如此還能獲得休息和安全。尊貴的希臘人和勇敢的盟軍全被召往皇宮，要在28日夜晚完成準備，對於即將發起的全面攻擊，不畏危險，善盡自己的職責。帕拉羅古斯最後的講話等於是羅馬帝國舉行葬禮的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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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三提出承諾和懇求，並徒勞地企圖鼓起那在他的頭腦中已破滅的希望。整個世界找不到容身之地，何其冷漠和陰森，對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雄，無論是福音書還是教會都沒有提出任何明確的補償。只有他們的國君以身作則的榜樣以及處於圍攻的困境之中，為這些戰士增添了絕望中奮鬥的勇氣。歷史學家法蘭扎當時參加悲傷的會議，以親身的感受描述極其慘痛的場面。他們流下眼淚擁抱在一起，全都將家庭和財產置之不顧，決心奉獻自己的生命。每一位將領離開以後，立即前往負責的崗位，整夜帶著焦慮的心情，提高警覺在防壁上面守望。皇帝和幾位忠誠的友伴走進聖索菲亞大教堂，此處再過幾個時辰就會成為一所清真寺，他們用淚水和祈禱舉行虔誠的領聖體儀式。他在皇宮休息片刻，四周迴響著哭泣和哀歎的聲音，皇帝乞求那些可能受到過他傷害的人給予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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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騎馬離開前去巡視哨所，觀察對面敵軍的動靜。最後這位君士坦丁所蒙受的苦難和毀滅，比起拜占庭那些長治久安時期的愷撒，放射出更為耀目的光輝。

攻擊部隊可以利用暗夜的掩護得以亂中取勝，然而穆罕默德的軍事判斷和占星術素養，要在光天化日下發起全面的進攻。那是在1453年5月29日，一個令人難忘的早晨，他們的前一夜是在辛勞的工作中度過，部隊、大炮和柴束都已運到壕溝的邊緣，在很多地點開闢出平坦的通道直達防壁的裂口。80艘戰船的船頭和架起的雲梯，幾乎接觸到對著港口的海牆，那個部位的防禦力量非常薄弱。土耳其士兵在處死的恐懼之下只有銜枚疾進，行動難免要發出聲音，即使軍紀和對懲罰的恐懼也不能違反這種自然規律。每個人只有盡量壓低聲息，摸索前進，但數千人的行進和動作，無可避免地發出一種奇特而混雜的噪聲，傳入塔樓上面的哨兵耳中。天色剛破曉，土耳其人免去日常規定的起床炮信號，從海上和陸地對著城市發起全面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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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攻擊線緊密和連續的程度，被人比喻為一根雙股或多股擰成的繩索。
[246]

 最前面的隊列是部隊的渣滓，一群凌亂不堪的烏合之眾：都是一些老弱殘兵、農夫和流浪漢，還有那些懷著盲目希望的人員，加入軍隊是為了靠搶劫發財或是成為殉教烈士。一致的衝動驅使他們奔向外牆，最大膽的人在攀登的時候很快摔落下來。基督徒面對愈聚愈多的敵人，沒有浪費一根標槍或是一顆彈丸，但是他們的精力和彈藥在防禦作戰中消耗殆盡。壕溝填滿被殺士兵的屍體，為他們的戰友提供可以落腳的地點，對於這些志願獻身的先鋒部隊而言，陣亡比活著作戰更能發揮作用。

安納托利亞和羅馬尼亞的部隊，各自在他們的將領和頭目率領指揮之下，陸續投入進攻的行動。他們的進展有時順利有時被迫後退，整個情勢很難預料。經過2小時的激戰以後，希臘人不僅維持原來的局面而且形勢對他們有利，到處都可以聽到皇帝的聲音，激勵士兵盡最後的努力拯救他們的國家。在這個關鍵時刻，土耳其的新軍經過整頓重新鼓起勇氣，以排山倒海之勢衝向敵人。蘇丹騎在馬上，手裡拿著一根鐵錘矛，親自在後面視導，嚴密掌握戰場的狀況。他的四周是1萬名最精銳的御林軍，要保留到決定性的時刻，他用獨斷的聲音和銳利的眼光操縱戰爭浪潮的起伏。大批執法人員安置在戰線的後面督戰，用強制、督促和懲罰的手段逼迫部隊進攻。對於臨陣脫逃的人員來說，戰線的前列固然危險萬分，退後只會帶來羞辱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恐懼和痛苦的喊叫被鼓號齊鳴的軍樂所淹沒，根據經驗，演奏的樂曲要是節拍強烈旋律動人，就會加快血液循環振奮精神，對人體產生的刺激作用遠勝於理性和榮譽的說教。奧斯曼的炮兵部隊從陣線、戰船和浮橋，發出震耳欲聾的射擊和爆炸的響聲，營地和城市、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全被一片硝煙彈雨所籠罩，只有等到羅馬帝國的絕滅或獲救才會消散。歷史或傳說中的英雄人物一對一進行搏鬥，激起我們的想像，也引動我們的情感。戰爭藝術的快速發展可以增加人類的智慧，儘管帶來無窮的禍害，還是使一門必要的科學獲得極大的進步。全面進攻的畫面總是大同小異令人厭惡，到處是鮮血淋漓、恐怖萬狀和混亂不堪。時隔3個世紀相距1000英里，即使我再努力也無法詳細描繪當年的景象，何況那種狀況不容旁觀者存在，就是當事人也無法提出任何公正準確的說法。

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直接原因，是那發穿透約翰·查士丁尼鎧甲的子彈或箭頭。看到自己鮮血直流而且感到劇痛無比，這位軍事首長喪失了勇氣
[247]

 ，然而他的指揮才華和用兵藝術是這座城市最堅固的堡壘。他在離開自己防守的崗位，下去找外科醫生時，被看成是要逃走的樣子而被不知疲勞的皇帝攔住，帕拉羅古斯驚喊道：「你的傷勢很輕!目前的情況非常危險，你要留在這裡坐鎮，況且你又能退到哪裡去呢？」這位全身戰慄的熱那亞人說道：「我要用上帝為土耳其人打開的通道撤走。」說完這句話他便穿過內牆一個缺口趕緊走掉，臨陣脫逃的怯懦行為玷污了他一生的武勇，最後在加拉塔地區的開俄斯島上也不過多活了幾天，由於良心的不安和公眾的指責而飽嘗臨終的痛苦。
[248]

 絕大多數的拉丁協防軍都傚法他的榜樣，等到敵人用加倍的勇氣再度發起攻勢，守軍的防線開始動搖。奧斯曼人的數量超過基督徒50倍或100倍，雙層城牆在炮火的轟擊下成為一堆殘磚廢垣。周長數英里的城牆必然有些地方容易進攻或是守軍薄弱，如果圍攻者在某一點突破，整個城市就不可避免地陷落。新軍的哈桑軀體雄偉膂力驚人，有資格接受蘇丹的最高獎賞，他一手握著彎刀一手持著盾牌登上外牆的碉堡。30名新軍不肯示弱隨著進攻，其中18名喪命在勇敢的行動中，哈桑和他的12名戰友登上碉堡的頂端。這名巨人從防壁上被打落下來，他以一個膝蓋支撐住身體，接著被暴雨一樣的標槍和石塊擊倒。他用果敢的攻擊證明任務可以達成，城牆和塔樓很快爬滿密密麻麻的土耳其人，現在希臘人被趕出有利的陣地，馬上被不斷增加的聲勢浩大的敵軍殲滅。

在這陣洶湧的人潮之中，皇帝很長一段時間都在人們的視線中
[249]

 ，但最後還是蹤跡全無，他已經盡了作為一位將領和士兵的全部使命。圍繞在他身邊負責警衛的貴族，為維護帕拉羅古斯和坎塔庫澤努斯的榮譽和名聲，全部戰鬥到最後一息壯烈成仁。有人聽到他那悲憤的喊叫：「難道找不到一個基督徒把我的頭砍下來嗎？」
[250]

 他最後的恐懼是活著落入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手中。
[251]

 已經絕望的君士坦丁為審慎起見脫下他的紫袍，兩軍混戰中被無名之輩殺死，身體埋在堆積如山的屍首之下。等到他陣亡以後，無人抵抗、秩序蕩然，希臘人爭著向內城逃走，很多人在聖羅馬努斯門狹窄的通道處因擁擠窒息而死。勝利的土耳其人從內牆的缺口一擁而入，等到衝進街區以後，很快與他們的弟兄會合，這些人是從海港一側的菲納爾門攻入的。
[252]

 在第一陣的狂熱追殺中，2000名基督徒死於刀劍之下，但是貪婪的心理很快勝過殘酷。這些勝利者一直認為，如果不是皇帝和精選的隊伍如此英勇，使得他們以為首都各處都會遭到類似的抵抗，那麼他們立刻就會停止屠殺全面給予赦免。整個的情況就是如此，君士坦丁堡過去曾經打退科斯羅伊斯、台吉和幾位哈里發的進犯，現在受到53天的圍攻之後，情勢無法挽回，被穆罕默德二世的武力征服。這座城市所構成的帝國僅僅被拉丁人佔領過，如今它的宗教被穆斯林征服者踩在腳下。
[253]




 九、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及燒殺擄掠的狀況(1453 A.D.)

這一噩耗像長著翅膀一樣迅速傳播開來，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範圍廣大，使得一些邊遠地區，因不知自己已國破家亡，而暫時處於幸福之中。
[254]

 但是，處於這種普遍存在的恐慌之中，處於為自身或社會的焦慮之中，處於攻擊的混亂和喧囂之中，一個難以成眠的夜晚和清晨已經轉瞬而過。我也不相信有許多希臘婦女會被土耳其新軍將她們從深沉而安詳的睡眠中驚醒。等到居民確知大難臨頭時，很快從所有住宅和修道院逃走。戰慄的居民就像一群膽怯的小動物，成堆聚集在街道上，好像眾多的弱者在一起就會產生力量，再不然懷著自我安慰的希望，認為個人躲在群體之中就會安全或是不會被人看到。從首都的每一個角落，大家擁入聖索菲亞大教堂，在一個時辰之內，內殿聖所、唱詩台、中殿以及上下廊道，全都擠滿了父親和丈夫、婦女和孩童、教士和僧侶以及童貞修女，大門從裡面被閂住，尋求神聖的殿堂給予保護，在不久之前他們還感到十分痛恨，將它視為瀆神和不潔的建築物。他們的信心來自一個宗教狂熱分子或騙子的預言：有一天土耳其人會進入君士坦丁堡，追殺羅馬人直到君士坦丁的石柱，位於聖索菲亞大教堂前面的廣場。這裡是災禍的盡頭，一位天使會手拿寶劍從天而降，把解救帝國的責任連帶天神的武器，交給坐在石柱底下的一個窮漢。天使會說：「拿起這把寶劍為上帝的子民報仇雪恥。」大家會為振奮人心的言辭所鼓舞，土耳其人立即被打敗逃走，勝利的羅馬人會將他們驅出西部，從整個安納托利亞地區趕到波斯的邊境。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杜卡斯帶著幾分幻想和更多真理，對希臘人的爭執和頑固大加指責，這位歷史學家哀歎道：

要是天使真的出現，他也會先提出教會統一的要求，只有這樣他才會幫助你們消滅敵人。即使你們處於極為關鍵的時刻，也會將安全置之不顧，或者是假裝同意來欺騙你們的上帝。
[255]



就在希臘人期待天使降臨而天使遲遲不來的時候，大門已經被斧頭劈開，土耳其人沒有遭到任何抵抗，而他們那不曾展開殺戮的手，便用來挑選和保有大批俘虜，年輕、美貌和看上去富有的人是選擇的對象。至於他們之間的所有權問題則在於攫取的先後、個人的實力和長官的命令。只用了一個小時的工夫，男性俘虜都被繩索捆綁住，女性則用她們的面紗或腰帶捆住。元老院的議員和奴隸、高級教士和教堂的門房，全部不管身份高低拴在一起；平民階層的年輕男子也與貴族少女綁成一堆，這些少女平常不輕易露面，就連最親近的家屬也很少見到她們的臉。在這一大群的俘虜當中，社會的地位沒有人理會，血親的關係全部被砍斷，凶狠無情的士兵對於父親的呻吟、母親的哭泣和孩童的哀號根本無動於衷。這些俘虜之中哭聲最高的人是那些修女，她們衣衫不整、伸展雙手、披頭散髮被從祭壇旁邊拖走。我們非常虔誠地相信，她們之中很少人願意放棄修道去過後宮的生活。這些不幸的希臘人就像馴服的家畜，一串一串被粗暴的動作趕過街道，征服者急著回去抓更多的獵物，他們在鞭打和叫罵聲中不得不加快蹣跚的腳步。就是在這個時候，首都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所有的宮殿和住宅，都在進行類似的搶劫活動。城市裡面再沒有一個地方，無論是多麼與世隔絕，能夠保護希臘人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這類虔誠的民眾大約有6萬人被從城市運到營地和艦隊，完全憑著主子的意願或利益將他們交換或出售，成為奴隸分散到奧斯曼帝國遙遠的行省。

我們在他們中間可以看到一些極為出眾的人物。歷史學家法蘭扎是首席寢宮總管和御前大臣，他的家庭也遭到相同的命運。在忍受4個月艱辛的奴役生活之後，他恢復自由，翌年冬季冒險前往哈德良堡，從馬廄總管的手裡贖回他的妻子，但是兩個年輕貌美的孩兒被抓去侍候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法蘭扎的女兒死於後宮，很可能保住了貞操；那個15歲的兒子，寧死也不願受辱，就被身為最高統治者的情人，因愛生恨親自用刀將他刺死。像這樣慘無人道的行為，不能用個別的人情或慷慨來抵消。蘇丹從菲勒福斯那裡收到一首拉丁頌歌，知道這位詩人的妻子來自一個高貴的家庭，就把從那裡擄來的貴婦人和兩個女兒全部釋放。
[256]

 穆罕默德二世要是抓住羅馬的使節，大可滿足他的驕傲或殘酷。機智的紅衣主教伊西多爾避過搜捕，穿著一套平民服裝從加拉塔逃走。
[257]

 外港的鐵鏈和入口仍舊被意大利的商船和戰船所控制，他們在圍攻期間已經表現出過人的英勇，趁著土耳其水手分散在城市四處搶劫，他們抓住機會開始撤退。正當船上的水手升起船帆時，海灘上擠滿乞求和哀號的群眾。運輸的工具有限，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只挑選自己的同胞。雖然蘇丹做出最動聽的保證，加拉塔的居民還是帶著最值錢的財富，拋棄家園登船離開。

在一座大城陷落和遭到洗劫的時候，總有歷史學家重複一些反覆發生的大災禍的場景，同樣的激情產生同樣的結果。要是說這種激情無法控制可以任意濫用，哎呀，那麼文明人和野蠻人又有多大差別呢!在偏執和憎恨的微弱叫喊聲中，土耳其人並沒有受到濫殺基督徒的指責。但是根據他們的規則(這是古老的規則)，戰敗者喪失生存的權利，征服者合法的報酬來自男女俘虜的勞役、出售的價款或贖金。
[258]

 君士坦丁堡的財富全被蘇丹賞給贏得勝利的軍隊，一個小時的搶劫勝過多年辛苦的工作，但是戰利品的分配沒有規定適當的辦法，每個人得到的份量並不取決於他的功績。獎勵英勇作戰的酬勞被一群營地的混混趁火打劫偷走，這些混混卻一直逃避戰場的辛勞和危險，敘述他們的搶劫行為非但讓人厭惡也不能產生教誨的作用。即使帝國已經處於非常窮困的時期，掠奪的總額依然達到了約400萬達克特金幣
[259]

 ，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威尼斯人、熱那亞人、佛羅倫薩人和安科納商人的財產。這些外國人的股本在迅速和不停的流通中增值極快，希臘人的財富用來炫耀宮殿和衣飾，或是兌換成錠的金銀和古老的錢幣深藏在地下，唯恐被政府為了保衛國家而從他們的手裡拿走。

教堂和修道院受到褻瀆和劫掠，引起最令人痛苦的怨恨。聖索菲亞大教堂極其雄偉的建築物，人間的天堂、巨大的蒼穹、天使的華蓋、上帝的寶座，多少世代的奉獻全被搜刮一空，那些金銀財富、珠寶飾物、花瓶器皿及神聖的物品用邪惡的手法供人類使用。那些在異教徒眼裡稍有價值的東西，上面的聖像被擦掉或刮除以後，剩下的帆布或是木料便被扯碎、打爛、燒燬或踩在腳下，要不就極其惡毒地用在馬廄或廚房之中。不過，他們這種褻瀆神明的做法，完全是從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征服者那裡學來的。基督、聖母和聖徒從罪孽深重的正統信徒那兒所得到的待遇，被狂熱的穆斯林用在偶像崇拜的紀念物上。或許哲學家不會隨著公眾一起喊叫，反而會說，在藝術趨於沒落的時代，技巧不可能比作品更有價值，而一大批新出現的顯靈和奇跡很快被狡猾的教士和輕信的人民更換。他真正感到悲痛的可能是，拜占庭的圖書在這場全面的變亂中被毀和散落。據說有12萬部手稿或抄本不知去向，1個達克特金幣可以買到10卷書，同樣低廉的價格對神學的書籍來說還嫌太高，亞里士多德和荷馬的全部著作也受到這種待遇，要知道這是古希臘最偉大的學術和文藝作品。我們或許能高興地想到，古典文化的寶庫中極大部分無價珍品安全存放在意大利，何況日耳曼有個城鎮發明了一種技術，可以用來抗拒時間和蠻族的破壞。


 十、穆罕默德二世的入城及希臘貴族豪門的行為(1453 A.D.)

令人難忘的5月29日從第一個小時
[260]

 開始，發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暴亂和搶劫，一直延續到當天第8個小時，就是蘇丹踏著凱旋的腳步通過聖羅馬努斯門的時候。穆罕默德二世在大臣、將領和衛士的簇擁之下，這些人(一位拜占庭歷史學家的說法)像赫拉克勒斯那樣強壯，像阿波羅那樣高明，每一個人都能在戰場上打敗10個不堪一擊的對手。征服者用滿足而驚訝的眼光注視教堂和宮殿，雖然與東方建築的風格迥異，卻顯得更為雄偉和光輝。在橢圓形競技場裡，他目不轉睛看著三蛇盤繞的石柱，為了測試他的膂力，他用錘矛或戰斧的猛擊打碎了一條怪蛇的下顎，土耳其人認為這座雕像是城市崇拜的偶像或守護的神物。穆罕默德二世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正門前下馬，走進這座有巨大穹頂的建築：他用極為珍愛的態度把這個地點當成光榮的紀念物，以至於看到一名狂熱的穆斯林在敲碎鋪在地面的大理石時，拔出彎刀大聲恫嚇：戰利品和俘虜都可以賞給士兵，但所有公私建築物都必須留給君王。

在他的命令之下，東部教會的主座教堂被改為清真寺，宗教儀式使用的貴重器具和用品全部被搬空，十字架被推倒，佈滿圖像和鑲嵌畫的牆壁經過刮除沖洗，恢復最早那種光禿禿的狀況。就在同一天或是次周的禮拜五，叫拜人登上最高的塔樓，用真主和先知的名字發出召喚的呼喊。伊瑪目講道完畢，穆罕默德二世在大祭壇祈禱和感恩，最後幾任愷撒不久之前在此舉行基督教的神秘儀式。
[261]

 蘇丹從聖索菲亞大教堂前往神聖而陰鬱的大殿，那裡供奉著君士坦丁大帝以後100位繼位的皇帝，在短短幾個時辰之內，就被剝奪了一切皇家的氣勢和威嚴。一種人事滄桑興衰無常的傷感情緒盤踞在蘇丹的心頭，他禁不住口中念出波斯詩人高雅的絕句：

蜘蛛結網昭陽殿，

梟鳥哀鳴子夜歌；

千古江山如許恨，

百戰英雄奈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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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在沒有確切知道君士坦丁的下落——是逃走還是被俘，抑或是在戰場陣亡——的情況下，心中仍舊感到不滿，好像自己並沒有獲得全面的勝利。兩名新軍士兵聲稱擁有殺死皇帝的榮譽要求給予獎賞，在一大堆陣亡人員當中，鞋上繡有金鷹的屍首被找到，希臘人含著眼淚認出已故皇帝的頭顱，這血淋淋的戰利品經過公開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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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穆罕默德二世為了尊重對手，安排了符合他身份的葬禮。君士坦丁逝世以後，大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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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帝國首席大臣盧卡斯·諾塔拉斯成為最重要的俘虜，當他俯伏在寶座的腳前，表示臣服並奉獻全部財產時，蘇丹氣憤地說道：「你為什麼不用這些財富來保衛君主和國家呢？」這個奴才回答道：「這些都是您的，上帝要把這些財富保留下來好交到您手裡。」這名專制暴君問道：「要是他真要把這一切保留給我，那你為什麼不馬上交到我手裡，還要徒勞無益死命抵抗呢？」根據大公爵的說法，某些國外人士的據理力爭和土耳其大臣的暗中包庇，使得這次極為危險的會晤能夠平安無事，同時他還獲得免於處分和給予保護的承諾。穆罕默德二世還親自去拜訪他的妻子，這位可敬的公主受到病痛和憂傷的折磨，他用仁慈的語氣和晚輩的尊敬，對她的不幸表示慰問之意。他對政府的重要官員也表現出了惻隱之心，其中有幾位還是由他出錢贖得自由之身，在開頭那些天他還自稱是這個被征服民族的朋友和父親。

但是情況很快發生改變，在他離開之前，那些出身高貴的俘虜在橢圓形競技場遍灑他們的鮮血。基督徒咒罵這種不守信義的殘酷行為，對受到處決的大公爵和他的兩個兒子，封上殉教英雄的稱號，他的死因被說成是他有大無畏的精神，拒絕那個暴君拿他的兩個孩子去滿足獸慾。然而，一位拜占庭的歷史學家在無意中透露出信息，提到陰謀活動、企圖逃走和意大利的援軍等說法，這種起義行動極其光榮，勇敢的叛徒冒著生命的危險自然是死而無憾。征服者處死不能再信任的敵人，我們也無須過於責怪。勝利的蘇丹在6月18日班師哈德良堡，面帶微笑接見基督徒君主派來的使臣，這些低賤而無用之輩從東部帝國的淪陷，看到了自己即將滅亡的命運。

君士坦丁堡成為一片荒漠，沒有君王也沒有人民。但是作為一個偉大帝國的國都，那無可比擬的地理位置卻不容抹殺，天生靈秀之氣永遠勝過時間和命運的一時損害，奧斯曼古老的政治中樞布爾薩和哈德良堡都降為省府。穆罕默德將他自己和繼承人的居所，仍舊放在君士坦丁所選的那塊高地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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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塔的防禦工事原來作為拉丁人的屏障，為了審慎起見已經全部拆除。土耳其的炮火所造成的損傷很快被修復，在8月之前就燒製了大量石灰用來修理首都的城牆。現在所有的土地和建築，無論是公眾還是私人所有，無論是世俗還是教會的產權，全部都歸於征服者的名下。他先從三角形的頂點劃出一塊8弗隆見方的地區，用來建造他的後宮和皇居。就是在這個極其奢侈繁華的核心地點，大君(這是意大利人對他很尊敬的稱呼)好像統治著整個歐洲和亞洲。但是他置身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岸邊，很難確保不受敵對水師的進犯。現在已經成為清真寺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每年有豐厚的收入，4個角建起高聳的叫拜塔，環繞著樹叢和流泉，供穆斯林前來禮拜和休息之用。皇家清真寺也模仿這種建築的格局和式樣，這是穆罕默德所建的第一所寺院，就建在神聖使徒大教堂和希臘皇帝陵墓的廢墟上面。城池陷落以後第三天，在一次顯靈中發現阿布·阿尤布的墓，他是第一次圍城之戰陣亡的阿拉伯人，從此以後新任蘇丹都會在這位殉教烈士的墓前接過統治帝國的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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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與羅馬歷史學家不再有任何關係，我也用不著一一列舉民事或宗教的建築物，無論它們是受到土耳其主子的褻瀆還是來自新建。城市的人口得到補充很快恢復原狀，在那年9月底之前，便有來自安納托利亞和羅馬尼亞的5000戶家庭，他們奉皇帝的命令遷往都城的新居，凡是抗命不從者一律處死。穆罕默德二世的寶座受到數量眾多而又忠心耿耿的穆斯林的保護。他那合理的政策有助於召回殘餘的希臘人，只要確信生命財產、自由權利和宗教信仰獲得保障，他們很快就會成群結隊回來。教長的選舉和任職，恢復並且倣傚拜占庭宮廷原來的儀式。他們懷著歡欣和恐懼參半的心情，看著坐在寶座上的蘇丹把權杖交給金納狄斯，作為出任教會職位的象徵。然後他引導這位教長到達後宮的大門，贈給他一匹鞍轡華麗的駿馬，讓一些大臣和將領陪他前往指定給他居住的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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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士坦丁堡的教堂由兩個宗教均分，非常清楚地標示出界線，直到穆罕默德二世的孫子謝裡姆才破壞原來的規定，希臘人
[268]

 享受平等劃分的好處達60多年之久。有些國務會議的大臣希望逃避蘇丹的狂熱情緒，基督教的擁護者在他們的鼓勵之下，竟敢大膽宣稱此一劃分並非出於君王的慷慨，而是正義行為的要求；並非出於單方面的讓步，而是雙方協議的結果；要是這座城市的一半是為強攻所奪取，那麼剩餘的一半是為了信守神聖的條款而放下武器投降。最初批准的協定已經被大火燒掉，但是有3名年邁的新軍人員還記得處理的過程，他們的證言能夠彌補歷史材料損毀的缺憾。在康特米爾看來，這些可以收買的誓言比起那個時代所有史籍一致認同的意見更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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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希臘王朝的絕滅及歐洲的悲傷和恐懼(1453—1481 A.D.)

希臘王國在歐洲和亞洲剩餘的領土，全部交給土耳其軍隊處置，但是這兩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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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都在君士坦丁堡實施統治，他們最後的滅亡也就標誌著東羅馬帝國的終結。摩裡亞的藩王德米特裡烏斯和托馬斯是帕拉羅古斯皇族僅存的兩兄弟，對於君士坦丁皇帝的死和君主國的毀滅深感震驚。他們知道毫無抗拒的希望，就準備與出身高貴和命運相同的希臘人一起遠離奧斯曼的魔掌，要到意大利去尋找棲身之地。勝利的蘇丹滿足於1.2萬個達克特金幣的貢金，他們最初的恐懼得以消除。當他將野心全部傾注於如何在歐洲大陸和一些島嶼搜尋獵物時，他放任摩裡亞安然度過了7年的時光，但是這段緩刑期卻在哀傷、爭執和痛苦中度過。地峽的防壁不斷修復又不斷被摧毀，300名意大利弓箭手已無法守備太長時間。通往科林斯的鑰匙也掌握在土耳其人手裡，他們從夏季的寇邊行動中歸來，帶回大批俘虜和戰利品，受到傷害的希臘人發出怨言，但沒人理會，有人聽到後還表示厭惡。四處漫遊的阿爾巴尼亞人部族靠著放牧和搶劫為生，使得這個半島充滿掠奪和謀殺。兩位藩王向鄰近的土耳其將領乞求危險而又羞辱的救援，當他平定叛亂以後，教訓和斥責成為他們爾後行動的准據。無論是雙方的血緣關係還是在聖餐禮和聖壇前反覆發出的誓言，甚至是基於需要的更強烈壓力，都無法平息或暫停內部的爭執。他們用火和劍蹂躪對方的世襲產業，來自西方的救濟和援助耗費在國內的敵對行動中，他們的力量被用於野蠻和任性的處決上。弱勢的對手出於悲痛和報復，求助具有最高統治權的主子。等到作物成熟的復仇季節，穆罕默德宣稱自己是德米特裡烏斯的友人，率領一支無敵的部隊進軍摩裡亞，當他據有斯巴達以後，蘇丹說道：「你的實力過於衰弱，無法控制這個多事的行省，我準備娶你的女兒，好讓你在安全和光榮中度過餘生。」德米特裡烏斯在歎息之餘只有聽命，獻出自己的女兒和城堡(1460 A.D.)，跟隨他的國君和女婿前往哈德良堡，得到色雷斯的一座城市和附近的因布羅斯島、林諾斯島和薩摩斯拉斯島，以維持自己和隨從人員的生活。

第二年，德米特裡烏斯有了一個命運乖戾的夥伴，是科穆寧家族最後的成員，在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攻佔後，曾經在黑海之濱建立起一個新帝國。穆罕默德在征服安納托利亞的過程中，曾經用一支艦隊和軍隊包圍大衛的都城，大衛竟敢自稱是特拉布宗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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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丹在整個談判中只提出一個簡短而專橫的問題：「你是願意交出王國來保住生命和財產？還是寧願同時喪失你的王國、財產和生命？」軟弱的科穆尼努斯被恐懼和穆斯林鄰邦的榜樣所征服：錫諾普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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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類似的招降，拱手送出有400門大炮和1.2萬名士兵把守的防衛森嚴的城市。特拉布宗的投降按照條款忠實履行(1461 A.D.)，皇帝和家人搬遷到羅馬尼亞的一座城堡，但是由於有人懷疑他與波斯國王暗中通信，大衛和整個科穆寧家族全部成為征服者猜忌和貪婪的犧牲品。岳父的身份也無法長久保護不幸的德米特裡烏斯免於流放和籍沒的懲處，他的卑躬屈節倒是獲得蘇丹的同情和藐視，追隨的下屬人員全都遷居君士坦丁堡，獲得5萬阿斯珀年金可以紓解窮困的生活，歷經長久的歲月最後穿著僧侶的服裝過世，帕拉羅古斯終於從塵世主子的控制下得到解脫。

提起德米特裡烏斯的奴役生活和他的兄弟托馬斯的浪跡天涯，哪種更令人感到羞辱，這倒很難說。在摩裡亞被敵人佔領時，藩王帶著一些身無長物的擁護者逃到科孚，然後再轉往意大利。他的頭銜身份和所受的苦難，還有使徒聖安德魯的頭顱作為奉獻的遺物，使他獲得梵蒂岡的禮遇，然而他只能從教皇和紅衣主教的手中領取6000達克特金幣的年金，永無止境地過著悲慘的生活。他的兩個兒子安德魯和曼紐爾在意大利接受教育，長子被敵人極其輕視，被朋友視為累贅，生活格調的低下以及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為人所不齒，唯一能夠繼承的權利是頭銜，後來被他陸續賣給法蘭西和阿拉貢的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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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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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暫的權勢高峰時期，激起雄心壯志想要將東部帝國與那不勒斯王國合併，舉行盛大的典禮，穿上紫袍自封奧古斯都。看到法蘭西騎士的接近，希臘人真是欣喜若狂，奧斯曼帝國感到膽戰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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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馬斯的次子曼紐爾·帕拉羅古斯想要重遊故國，他的回歸不會帶來危險，土耳其政府當然表示歡迎。他在君士坦丁堡過著安全而舒適的生活，最後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相當體面的行列為他送葬。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種高貴的動物，處於豢養的狀況便拒絕繁殖後代，那麼皇家的末代王孫應該可以歸於格調更為低賤的品類。他接受慷慨的蘇丹贈送的兩名美女，死後留下一個兒子，無論穿著還是宗教都像土耳其人的奴才，逐漸被人遺忘。

君士坦丁堡在失陷以後，重要性才被察覺及誇大，雖然教皇尼古拉五世的統治正處於和平與繁榮的盛世，但東部帝國的滅亡卻依然帶給他無法推卸的難堪，拉丁人的悲傷和恐懼重新喚起十字軍東征的昔日狂熱情緒。在西部最遙遠的一個國家，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在法蘭德斯的利斯勒，接待他的貴族舉行盛大的宴會，華麗的場面經過巧妙的安排能使大家的品位和習性獲得滿足。在飲宴進行時，一個體型高大的薩拉森人牽著一頭裝扮過的大象進入大廳，像背上有一座城堡。一名穿著喪服的婦女代表宗教的象徵從城堡裡出來，她為自己處處受到抑制而感歎不已，同時責怪她的衛士們行動何其緩慢。金羊毛的首席使者進來，手裡拿著一隻活生生的雉雞，按照騎士的禮儀獻給公爵。菲利普是一位英明而年邁的諸侯，在接受這個極具特色的召喚以後，要把自己的身體和力量奉獻給對抗土耳其人的戰爭。參加宴會的貴族和騎士紛紛傚法他的榜樣，他們向著上帝、聖母、在場的女士和那只雉雞發出誓言，響起熱烈的呼聲，也獲得普遍的贊同。但是要採取實際行動，還要視未來和國外可能發生的事件而定，因而勃艮第公爵直到他臨終的12年時間裡，始終處於整裝待發的狀態，可見他不僅審慎而且可能極為認真。假如每個人的心中都熱血沸騰，假如基督徒不僅團結而且英勇，假如從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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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不勒斯每個國家供應一定比例的騎兵步兵以及人力錢財，那麼君士坦丁堡就一定可以得救，土耳其人也會被趕過赫勒斯滂海峽甚或幼發拉底河。但是，皇帝的秘書埃涅阿斯·西爾維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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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位政治家和演說家，負責草擬皇帝的書信及參加每一次的會議，根據他本人的經驗描述基督教世界極其可厭的狀態和風氣。他說道：

那是一個沒有腦袋的軀體，一個缺少法律和地方官的共和國。教皇和皇帝憑著崇高的頭銜和華麗的畫像顯得光彩奪目，但是他們毫無指揮的能力，也沒有人願意服從命令，每個城邦都有各行其是的君主，每個君主只關心本身的利益。對於如此多彼此不和與相互敵視的力量，要靠什麼樣的辯才方能將他們團結在一面旗幟之下？即使他們能全副武裝集結起來，誰又能擔任主將的職位？如何維持他們的秩序？軍隊的紀律又怎麼辦？誰能餵飽這麼龐大的一支隊伍？誰能懂得那麼多不同的言語，或是導正他們那些奇特和對立的習俗？憑著一個世俗之人，誰能有辦法使英格蘭人與法蘭西人、熱那亞人與阿拉貢人、日耳曼人與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土著和睦相處？如果獻身聖戰的人數過少，會受到異教徒的圍殲；要是人數過多，本身的力量和混亂的狀況會使他們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然而就是這位埃涅阿斯以庇護二世的稱號榮任羅馬教皇，付出畢生的精力從事對抗土耳其人的戰爭。他在曼圖亞的大公會議上激起宗教狂熱的火花，不僅虛假而且微弱。等到教皇出現在安科納親自領兵登船時，原來的承諾被各種借口加以廢止，決定的日期盡量拖延，最後變成無限期的推遲。已經編成的軍隊包括了一些日耳曼的朝聖客，他只有運用安撫和救濟的方式將他們遣散。他的繼承人和意大利掌權者根本不理會未來的局勢，只顧眼前和本國的利益，進行各種充滿野心的圖謀和計劃。一切事物在他們看來，完全依據距離的遠近來決定外形的大小。他們的利益圖像經過放大之後，應該會教導他們對一個共同的敵人，要維持防禦性的海上戰爭形態，應該對斯坎德貝格和勇敢的阿爾巴尼亞人給予支援，以避免那不勒斯王國受到入侵的威脅。土耳其人對奧特朗托的圍攻和洗劫引起普遍的恐慌，西斯篤教皇準備逃過阿爾卑斯山，這場風暴卻因穆罕默德二世的亡故而消散(公元1481年5月3日或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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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年51歲的蘇丹憑著雄才大略渴望征服意大利，他擁有一座堅強的城市和寬廣的海港，本來可以用新羅馬和古羅馬來裝點他那輝煌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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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九章 12世紀以後羅馬的狀況 教皇對俗世的統治權 城市的暴動產生政治異端思想 恢復共和國的行動 元老院議員 自傲的羅馬人 與附近城市之間的戰事 剝奪教會選舉教皇和出任的權利，迫使教皇到阿維尼翁避難 大赦年 羅馬的貴族世系(1086—1500 A.D.)


 一、12世紀羅馬的革命以及與西部諸國的關係(800—1500 A.D.)

羅馬帝國衰亡的最初階段，我們的眼光毫無例外集中於皇家的都城，它曾經為地球大部分區域制定法律。我們一直關心它的命運，開始是讚美，最後是憐憫，無時無刻不全神貫注。當我們的注意力從卡皮托轉向行省時，把它們看成帝國軀幹上面砍下來的分支。第二個羅馬城建造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岸邊，逼得歷史學家追隨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前進，我們出於好奇心忍不住要訪問歐洲和亞洲最遙遠的國家，探索拜占庭君主國漫長衰落過程的主要原因和始作俑者。查士丁尼的征服行動使古老的城市獲得解放，使我們重新回到台伯河畔，但是那種救援是改換形式的奴役，或許是變本加厲的奴役。羅馬已經被擄走財富、神明和愷撒，哥特人的統治比起希臘的暴政不見得更為羞辱或殘酷。公元8世紀，有關圖像崇拜的宗教爭端促使羅馬人追求獨立，他們的主教同時成為一個自由民族世俗和信仰的父親。查理曼大帝恢復西部帝國，他的頭銜和形象仍在裝飾著政體獨特的現代德意志。羅馬的名銜到今天仍舊令人肅然起敬，雖然氣候的狀況(不論影響力有多大)已經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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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正的血統在流過千百個脈管以後變得混雜，但是景象莊嚴的廢墟和昔日雄偉的回憶，都能重燃民族特質的火花。黑暗的中世紀展現一些場面，倒是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大約是土耳其人奴役君士坦丁堡的同時，羅馬正在默默接受教皇的絕對統治，我要重新回顧整個的狀況和革命的後果，否則就絕不結束本書的寫作。

公元12世紀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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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期間，羅馬被拉丁人尊為世界的都城、教皇和皇帝的寶座，他們從永恆之城獲得頭銜、榮譽和掌握統治塵世的權力。有關的敘述已經中斷甚久，重複說明一下還是有點用處，查理曼大帝與奧托皇室的繼承人從萊茵河彼岸的國民會議上選出，這些王侯在沒有越過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到台伯河岸尋找皇帝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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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抱著謙遜的態度，對於日耳曼國王和意大利國王的稱號都感到滿足。在距城還有一段路程時，他們的臨近受到成群結隊拿著棕櫚葉和十字架的教士和民眾的歡迎。飄揚的軍隊旌旗上面繪著可怕的狼和獅、龍和鷹的圖形，代表著共和國早已不見蹤跡的軍團和支隊。皇帝分別在橋上、城門以及梵蒂岡的台階3次重申維護羅馬自由的誓言，他根據習俗發放賞金的做法，隱約有點倣傚最初那些愷撒的豪邁風格。在聖彼得大教堂裡面，使徒的繼承人為他舉行加冕大典，上帝的聲音和人民的聲音混雜在一起，「教皇吾主勝利萬歲!皇帝陛下勝利萬歲!羅馬和條頓軍隊勝利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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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歡呼表明全民萬眾一心的歸順。愷撒和奧古斯都的稱號、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律、查理曼和奧托的範例，建立了皇帝最高的統治權力。他們的頭銜和圖像鐫刻在教皇的錢幣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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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將正義之劍授予城市的郡守以表示所擁有的司法權。但是，一位蠻族主子的名字、語言和習俗，恢復了羅馬原有的全部偏見。

薩克森(弗朗科尼亞)的愷撒只是封建貴族政體的首領，無法執行民政和軍事的權力去建立秩序，這種權力只能確保遠方下屬的服從。雖然日耳曼人沒有能力獲得自由，但是卻無法忍耐奴役生活。每位皇帝在一生之中都有一次或許是僅此一次，率領一支由諸侯和家臣組成的軍隊越過阿爾卑斯山乘勢而下。我已經描述過他們進城和加冕時匕鬯不驚的狀況，但是這種安靜和秩序總是被羅馬人的叫囂和反叛所擾亂，他們把合法的君王視為國外的入侵者：他的離開何其匆忙，大都感到羞愧難當，並且長期未能臨朝統治，他的權威受到輕侮，連名字都被人遺忘。日耳曼和意大利尋求獨立的過程破壞了皇權統治的基礎，教皇的勝利卻拯救了羅馬。


 二、教皇在羅馬的權威以及迷信行為的變化無常(1100—1500 A.D.)

羅馬城的兩個統治者，皇帝是靠著征服的權利進行根基不穩的統治；教皇的權威則是建立在輿論和習慣的基礎之上，看似軟弱實則更為牢固。清除掉一種外國的影響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們的愛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紅衣主教團自由推選，大部分的紅衣主教都是這個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過去日耳曼宮廷那種專斷或賄賂的提名辦法。官員和人民的歡呼是對當選者的確認，而在瑞典和不列顛受到服從教會權力，歸根結底還是來自羅馬的選票，同樣的選舉制度為首都選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認為君士坦丁把羅馬的世俗統治權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懷疑主義者都樂於爭辯，皇帝是否具備此種權利，以及此種賜予是否有效。事實的真相和他的這一賜予的真實情況，深植於4個世紀的無知和傳統之中，它那傳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產生的真實的、永久的結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稱呼出現在主教的錢幣上面，效忠的歡呼和誓言承認他所擁有的頭銜，出於日耳曼愷撒真心或勉強的同意，他們早已對這個城市和聖彼得的產業，行使最高或從屬的司法審判權。教皇的統治可以滿足羅馬的偏見，倒也不會與羅馬的自由有所衝突。只要稍為探索便會發現這些權力還有更為高尚的來源，那是一個民族的感激之情——教皇將羅馬從希臘暴君的邪說和壓迫中解救出來。

在一個迷信的時代，皇室和教會的聯合似乎可以相互增強對方的實力，掌握天堂的鑰匙是獲得世人服從最可靠的保證。人的過錯會使職位的神聖性大為減色，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繼承人所具備的嚴苛而危險的德行，將第10世紀的醜聞洗刷得乾乾淨淨。他們為了維護教會的權利，進行極具野心的鬥爭，經歷的苦難或最後的成功同樣會加強人們的崇敬。他們有時會淪為宗教迫害的犧牲者，在貧窮和流放中蹣跚而行，使徒的宗教狂熱使他們願意成為殉教的烈士，每個正統基督徒必定都會被激起愛戴和同情之心。有時他們會從梵蒂岡發出雷霆之聲，推舉、審判或罷黜世間的國君。最驕傲的羅馬人也不會為服從一位教士而感到羞辱，須知查理曼大帝的繼承人都吻過他的腳，為他扶過馬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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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基於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應該保護教皇居所的安寧和榮譽，從教皇那兒，這個虛榮而懶惰的民族，才獲得了絕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和財富。教皇每年固定的收入可能受到損失，在意大利和行省有很多古老的世襲產業，為那些褻瀆神聖的手所侵佔。教會的損失，也不可能只是通過宣示主權，而非實際據有丕平與他的後代更為豐厚的賜予來彌補。梵蒂岡和卡皮托神廟，是靠著不斷來到和日益增多的朝聖客和許願者供養的。

基督教世界的範圍擴大，教皇和紅衣主教為處理教會和世俗的事務而疲於奔命，拉丁教會為上訴的權利和法規建立新的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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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長受到邀請或召喚，在使徒的門口負起求情、申訴、指控或審判之責。有人曾記錄下一件少見的怪事，分屬門茲總主教和科隆總主教的兩匹馬，在越過阿爾卑斯山以後又回去，滿載著金銀珠寶。因而人們很快明白，無論是朝聖客還是當事人，要想打贏官司主要在奉獻財物的價值，而非訴訟案情的證據。這些外鄉人經常誇耀自己的財富和虔誠，他們所花費的金錢不管是神聖的用途還是日常的支付，都成為羅馬人的酬庸，在各種渠道中流通。

羅馬人民有這樣強大的動機，本應該自願而虔誠地堅決服從屬靈和世俗的父親，但是在突發狀況下無法控制的激情，經常擾亂傳統和利益的運作過程。印第安人砍倒樹木摘取果實，以及阿拉伯人搶劫貿易的商隊，全都是出於同一種野性的衝動，這種動機使他們只顧眼前的好處而不管未來，滿足一時的貪婪而放棄那些可以長期據有的最重要的福分。正是出於這種原因，自私的羅馬人褻瀆聖彼得的神龕，不僅搶走供品還傷害朝聖客。他們竟然沒有思考一下，這種不友善的行為，可能會斷送多少訪客和財富。甚至就是迷信的影響也是時起時伏並不可靠，理性受到壓抑的奴隸經常為他們的貪婪或傲慢所解救。對於教士的傳奇和神諭抱持虔誠的輕信態度，在蠻族的心靈中發揮強有力的作用，然而他們的內心不可能重視想像勝於感官，更不會為遙遠的動機或是不可見的理想的目標，而犧牲現實世界的慾念和利益。年輕力壯的人充滿活力，行為總是與信念發生矛盾，直到年齡、病痛或災禍的壓力使他驚醒，才會心生畏懼，逼得他要償還虔誠和悔恨的雙重債務。我在前面已經提過，當前這個時代，對於教士的平靜和安全生活最有利的是人們對宗教的冷漠態度。過去，在迷信的統治之下，教士們將最大的希望寄托於人類的無知，然而最恐懼的卻是人類的暴力。財富不斷增加使他們成為世間唯一的擁有者，但實際上卻在不斷發生輪替的現象，悔罪父親的贈予被殘暴的兒子搶走。他們這些人不是接受敬拜就是遭到侵犯，就像信徒製造的偶像雖然出於同一人之手，但有的被供奉在祭壇上面，有的則被踐踏在灰塵之中。

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中，武力象徵著顯赫的頭銜，也是忠誠的標尺，等到武力產生動亂，很少有人注意或聽從法律和理智極為冷靜的呼籲。叫囂的羅馬人不願接受教皇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對他的無能為力要盡情羞辱。他所受的教育或性格，無法正當或有效運用刀劍的力量。教皇當選的動機和生命的脆弱，很清楚地展現在羅馬人的面前，過於接近就會減弱尊敬之心，要知道他的名字和諭令在蠻族世界使人印象深刻。這種差異沒有逃過我們那位富於哲理的歷史學家的注意：

歐洲那些相隔遙遠的國家對於教廷的名聲和權威一無所知，完全不瞭解教皇的性格和行為，所以才產生敬畏之心；然而教皇在家鄉很少受到尊重，以至於與他不共戴天的仇敵包圍了羅馬的城門，還控制著城市的政府。從歐洲最偏遠地區派來的使臣，要向當代最有權勢的人物表示謙恭和服從，竟然發現很難找到接近的門路去投身到教皇的腳前。
[287]




 三、格列高利七世及後續諸位教皇所面臨的困境(1086—1305 A.D.)

從最早的時代開始，教皇的財富就引起他人的嫉妒，他的權力遭到反對，使得本人受到暴力的摧殘。教權和政權的長期敵對行為，增加了敵人的數量也燃起激烈的情緒。奎爾夫和吉貝林勢不兩立的黨派傾軋，給意大利帶來致命的後果，羅馬人根本不考慮真理或事實，他們分別是主教和皇帝的臣民和對頭。兩個黨派都懇求他們的支持，輪替展示出聖彼得之鑰和日耳曼之鷹的旗幟。格列高利七世以教皇國創始者的身份受到推崇或厭惡，被驅出羅馬，在流放途中死於薩勒諾。他的36位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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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退往阿維尼翁為止，始終與羅馬人進行力有未逮的鬥爭。教皇的年齡和地位經常受到冒犯和羞辱，叛變和謀殺玷污著莊嚴的宗教儀式，這些任性善變的獸行雖然沒有關聯也不是預謀，卻一再重複發生，
[289]

 不僅冗長乏味而且令人厭惡。我只要列舉12世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就能夠展現出教皇和城市的情況。

在復活節前的禮拜四，帕斯卡爾二世在祭壇奉行聖事時，被鼓噪的群眾打斷儀式的程序，他們提出專橫的要求。要他為他們寵愛的官員舉行堅信禮。教皇的沉默激起大家的狂怒，他虔誠地拒絕將人和神的事務混為一談，更是遭到眾人的威脅和詛咒，說他會成為引起公眾暴亂的起因和見證者。復活節慶典期間，主教和教士排出遊行隊伍，大家赤足前往殉教者的墳墓致敬，分別在聖安吉洛橋和卡皮托神廟前面，兩次受到暴民如雨的石塊和鏢槍的攻擊。他的追隨者連同房屋一起被夷為平地，帕斯卡爾逃脫困境和危險，就在聖彼得的產業所在地徵召了一支軍隊，內戰的災禍給他最後的時日帶來很大的痛苦和損失。他的繼承人格拉修斯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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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選後，在教會和城市中引起更多的反感。

琴喬·弗朗吉帕尼是一位勢力強大和生性好鬥的貴族，帶著軍隊怒氣衝天地闖入會場，剝去紅衣主教的衣冠加以鞭笞，將他們踐踏在腳下。他一把扼住基督代理人的咽喉，毫無憐憫和尊敬之心。他拽著格拉修斯的頭髮在地上拖曳，飽以老拳並且用馬刺踢得他遍體鱗傷，然後給他戴上腳鐐手銬，將他關在野蠻的暴君家裡。人民揭竿而起解救他們的主教，敵對的家族反對弗朗吉帕尼的暴虐，琴喬在四面楚歌之下乞求他們的寬恕，只對插手教會事務的失敗感到後悔，不認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過不了多少時日，教皇再度在祭壇受到攻擊，就在他的朋友和仇敵從事殊死搏鬥時，他穿著僧侶的服裝遁走，這種可恥的逃命行為激起羅馬貴婦人的同情，他的追隨者不是遭到驅逐就是被從馬背打落。在聖彼得大教堂後面的田野，他的繼承人由於連日的畏懼和疲累，獨自一人被發現時已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當他的職位受到侮辱，生命面臨危險時，「使徒」帶著傲然不屑一顧的神色拋棄這座城市，在身不由己的自白之下洩露出神職人員的野心所產生的虛榮，那就是1個皇帝總比20個皇帝更易於容忍。有很多例子證明他所言非虛。

我無法忘記在同個時代的兩位教皇所遭受的苦難，他們的名字是盧修斯二世和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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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排出戰鬥隊形去仰攻卡皮托，被從神廟投出的飛石擊中，拖了幾天才過世；後者被手下的僕從打成重傷。在內戰的騷亂狀況之下，他手下的一些教士被俘，除了留下一個當作嚮導以外，全被毫無人性的羅馬人剜去眼睛，讓他們的頭上戴著可笑的法冠，倒騎在驢背上面，同時逼他們立下誓言。將他們置於這樣一種人身毫無保障的可憐情況，就是要讓教會的首領得到教訓。在那樣一個混亂時代下，每一個人物的特性都在不斷變化，時而充滿希望，時而滿懷畏懼，時而倦怠，時而悔悟，有時又會獲得一段和平與服從的時期。梵蒂岡用興高采烈的歡呼聲恢復教皇的職位，先前他被威脅和暴力從這裡趕走。但是災難的根源是如此的深遠而且永不枯竭，可以讓聖彼得的小船沉沒的暴風雨，在發生的前後總有片刻的寧靜。羅馬陷入戰爭和分歧的態勢中，黨派和家族對於教堂和宮殿加強防備的力量或是發起攻擊的行動。卡利斯都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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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給予歐洲和平以後，只有他有決心和力量禁止在都會地區運用私人武裝部隊。在那些尊敬使徒寶座的民族當中，羅馬的騷亂引起普遍的氣憤。

聖伯納德在致他的門生尤金尼烏斯三世的信函中，用機智而狂熱的尖銳筆調譴責這個叛逆民族的惡行。克萊爾沃的僧侶說道：

還有誰不知道羅馬人的虛榮和傲慢？這個為暴亂、殘酷和倔強所培育出來的民族，除非太過虛弱以至於無力反抗，否則一定會對順從教會抱著不屑的態度。當他們承諾要服從於他人的時候，內心卻在渴望進行統治；如果他們宣誓忠誠，那是要尋找叛變的機會；要是你閉門不納或是拒止他們參加會議，他們會用大聲的喧囂來發洩不滿的情緒。他們只會搗亂作怪，沒有學會行善的本事，褻瀆上帝的行為引起天人共憤；他們善於內鬥，對鄰國存著猜忌之心，用殘酷的手段對待外鄉人；他們從不愛人也不為人所愛；他們想要別人對他們心生敬畏之感，自己卻生活在卑賤和憂慮之中；他們不會聽命於人，更不知道如何管理眾人之事；他們對長官毫無誠信，對同儕絕不寬容，對恩主不知感恩圖報，無論是向別人提出需求還是拒絕別人都同樣的厚顏無恥，承諾得多而履行得少；他們只會阿諛、誹謗、背叛和陰謀等各種伎倆。

這種陰暗的描述非常正確，基督徒寬恕的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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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沒有言過其實。不過，這些特色雖然刺目而又醜陋，倒是表現出12世紀羅馬人極其鮮明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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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政治異端阿諾德恢復共和國的作為和下場(1140—1155 A.D.)

猶太人拒絕接受基督，原因在於他的平民身份和性質，當他僭用一位塵世君王的尊榮和高傲時，羅馬人的辯解之辭是說猶太人對於神的代理人根本是一無所知。在十字軍這個極其紛亂的時代，西方世界重新燃起一些好奇和理性的火花。保加利亞的異端就是保羅教派的信徒，成功遷移到意大利和法蘭西肥沃的土壤上，諾斯替教派的觀點與福音的簡樸混合起來，教士的仇敵將他們的熱情和良知調和得水乳交融，將自由的慾念與虔誠的信仰互相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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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雷西亞的阿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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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吹響羅馬人宗教自由的號角(1140 A.D.)。他的陞遷在教會只限於最低的階層，穿著修道院的裝束不是因為這是服從的制服，而是因為這是貧窮的標誌。他的敵手無法否認他的智慧和辯才使人印象深刻，勉強承認他的品德高尚、正直、純潔，把他的錯誤混合著重要和有益的事實推薦給公眾。他在神學研究過程中，師事名聲顯赫而又下場不幸的阿貝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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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涉及異端邪說的嫌疑。身為埃洛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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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愛人，阿貝拉德具有待人柔和與善於適應的天性，他的悔改極其謙恭，使教會的法官也受到感染，不再疾言厲色。

阿諾德可能從大師那裡得知「三位一體」某些形而上的定義，違反了那個時代認同的真理。他的關於受洗和聖餐的理念只受到輕微的責備，然而政治異端是他獲得名聲和災禍的根源。他勇敢堅持己見引用基督的宣示，說他的王國不在世間，刀劍和權杖要托付給政府官員，塵世的職位和財富要授予俗家人士，修道院院長、主教和教皇必須放棄統治的權力，否則就會喪失救贖的天職。等到喪失他們的歲入以後，信徒出於自願的什一稅和奉獻就足敷他們使用，戒除奢侈和貪婪，用節儉的生活來執行宗教的工作。很短一段時間之內，傳教士像愛國者那樣受到尊敬，佈雷西亞的不滿或反叛被用來對付主教，成為他那危險的教訓最早獲得的成果。

人民對教士的愛戴並不像憎恨那樣經久不退，阿諾德異端在拉特蘭的大公會議上受到英諾森二世的譴責，行政官員本身受到偏見和畏懼的驅策，只有執行教會的判決。意大利不再提供庇護所，阿貝拉德的門徒逃過阿爾卑斯山，直到在蘇黎世找到安全和友善的避難地，現在的蘇黎世是瑞士第一個州。從一座羅馬軍隊的駐地、皇家的村莊到聖母教堂的所在地，蘇黎世的人口逐漸增加，成為一座自由而繁榮的城市，米蘭人的上訴在此地經常由皇家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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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審理。在一個宗教改革尚未成熟的時代，朱英諾斯的先驅聽到讚譽之聲，一個勇敢和純樸的民族吸收了他的信念，能長期保有所具備的特色。他有高明的手腕或過人的長處，能夠拉攏君士坦斯的主教，甚至教皇的使節為了他，忘記了主子和整個教會階級的利益。聖伯納德用嚴厲的訓誡堅定了他們遲疑不決的宗教熱誠，教會的敵人為迫害行動所逼，不得不鋌而走險，面對聖彼得的繼承人在羅馬豎起他的旗幟。

阿諾德並非有勇無謀之輩，他受到貴族和平民的保護，可能還有邀請。為了促進人民的自由權利，他的辯才在羅馬七山迴響著雷霆之聲。他的論述摻雜著李維和聖保羅的原文，把福音和古典這兩種宗教狂熱所形成的動機結合在一起。他特別提醒羅馬人，從教會和城市的原始時代以來，教士日趨墮落，他們還能容忍真是讓人感到奇怪。阿諾德規勸大家要堅守作為一個人和基督徒不容剝奪的權利，恢復共和國的法律和官職，尊敬名義上的皇帝，限制牧者對羊群的統治，使之僅限於宗教層面，精神上的統治不可能逃開改革者的指責和控制。他憑借自己的經驗，教導下級教士要反抗紅衣主教，他們篡奪了羅馬28個教區極其專制的統治權。革命的行動要是沒有搶劫和暴行，沒有流溢的鮮血和摧毀的房屋，就不算完成。勝利的黨派從教士和敵對的貴族那裡獲得掠奪品，因而致富。佈雷西亞的阿諾德從他的使命中享受成果，難免產生悲痛之感。他的統治延續了10年之久(1144—1154 A.D.)，其間經歷英諾森二世和阿納斯塔修斯四世兩位教皇，他們不是在梵蒂岡過著戰慄難安的日子，就是受到放逐，漂流在鄰近的城市。

在他們之後，更有活力和幸運的教宗接位，亞得裡安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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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唯一擢升到聖彼得寶座的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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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是很普通的僧侶，幾乎如同乞丐。他擁有很多優點，能從聖阿爾班修道院中脫穎而出。有一位紅衣主教在街上被害(受重傷)，使他深為憤怒，對這個充滿罪惡的民族下達停止參加聖事活動的處分。從聖誕節到復活節，羅馬人禁止參加宗教的禮拜活動，無法獲得真實或想像的慰藉。羅馬人對塵世的君王抱著藐視的態度，帶著悲痛和恐懼順從精神之父的責難。他們的罪孽從懺悔中獲得救贖，放逐叛逆的傳教士是他們獲得赦免所應付出的代價。報復心切的亞得裡安還是沒有得到滿足，腓特烈·巴巴洛薩即將舉行加冕典禮，對大膽的改革者帶來致命後果。改革者在不同程度上冒犯到教會和國家的領導人物。教皇在維泰博的會晤中向皇帝表示，羅馬人具有狂暴和難以治理的特性，他本人和教士經常受到侮辱、傷害和威脅，阿諾德異端產生極其有害的傾向，會顛覆政治和教會的隸屬原則。腓特烈被這些論點說服或是為加冕稱帝的慾望所誘惑，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將奪去一條無辜的生命當成無足輕重的小事，為達成政治的妥協可以犧牲雙方共同的敵人。

阿諾德離開羅馬以後，受到坎帕尼亞的行政長官的保護，愷撒施展權力將他引渡回去。城市的郡守宣佈判決，自由的殉道者當著漠不關心和不知感激的民眾面被活活燒死(1154 A.D.)。骨灰被拋到台伯河裡以免異端分子收集起來後，將之當成導師的遺物受到大眾的崇拜。他的逝世使教士獲得勝利，成立的教派就像骨灰一樣飄散，對他的懷念仍舊活在羅馬人的心目之中。他們從他的學校可能獲得了一種新的信仰方式，都市的正統基督教會免於革出教門和停止聖事活動的處分。這些主教宣稱他們擁有最高的審判權，凌駕於國王和國家之上，特別是要運用到使徒委派的王公所據有的城市和教區中去。但是他們的宣講全是空話，即使是梵蒂岡的譴責有如雷霆，要是不加節制濫用，也會削弱應有的成效。


 五、重建元老院和卡皮托及隨之而來的諸般舉措(1144 A.D.)

早在10世紀，羅馬的元老院和人民努力奮鬥，抗拒薩克遜的奧托家族時，對於古老自由的熱愛鼓舞了一種信念，他們大聲疾呼，要恢復共和政體。每年要從貴族當中選出兩名執政官，以及10到12名平民官員，授予他們護民官的名稱和職位，但是這種源遠流長的體制經不起嚴厲的批評，很快就消失不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有時還會發現元老院議員、執政官以及執政官之子的稱呼，來自皇帝的授予或是那些有權勢的市民僭用，表示他們的階級、地位以及純粹的貴族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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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虛有其表的頭銜，並不具備實質的政府官位和職務。只不過從公元1144年起，城市的法案註明建立元老院的日期，將之當成一個光榮時代的開始。出於私人的野心或是公眾的熱情，很倉促地構建了一個新的制度。

羅馬在12世紀時，對於古老模式的和諧與組合，不可能僅由古物學家來說明，或是找出立法家來恢復。一個自由或者說是全副武裝的民族舉行集會，發出響亮的歡呼和極具份量的表決。依據法令分成的35個區部、百人連的財富和數量求得極佳的平衡、針鋒相對的演說家產生的激辯、選舉和投票按部就班的程序，這些都很難被盲目的群眾採用。他們對合法政府的操控一無所知，完全不瞭解可能獲得的利益。阿諾德提議要恢復和遴選騎士階層，這種做法的動機或評定的尺度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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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全民貧窮的時代無法用金錢來衡量騎士的資格，不需要負起民事功能的法官和租稅承包人，他們最原始的責任是服役時擔任騎兵，現在的封建領地和武士精神能夠供應出身更為高貴的人士。共和國的法律體制不僅過時無用，也不為人知。意大利的國家和族群生活在羅馬和蠻族的法律之下，在不知不覺中集合了一大群平民。有些含糊不清的慣例或是不夠完整的條文，保留著查士丁尼法典和御法的精義。要不是執政官這一頭銜曾經被羅馬人拋棄，卻被意大利的城市接受並亂用，最後成為地位低下的外國土地上商務代理的官式名稱，他們毫無疑問會任意恢復執政官的稱呼和職務。護民官有維持正義的權力，這個代表強勢的字眼有時會妨礙到公眾的計劃，通過他卻能產生出合法的民主政體。古老的名門世家淪為國家的臣民，現代的貴族勳爵變成當權的藩王。和平與秩序的敵人經常侮辱基督的代理人，並不會長久尊敬解除武裝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平民官員。

12世紀的變革給羅馬帶來新的生活和時代，我們可以列舉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件，說明和證實在政治上獲得獨立的狀況。

其一，羅馬七丘之一的卡皮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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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有400碼長和200碼寬，一段百餘級的石階可以直達塔爾培烏斯巖的絕頂，殘破和倒塌的建築物使懸巖都已填平，就是比較陡峭的斜坡也變得更為平緩。在羅馬建城的早期，卡皮托神殿平時是廟宇而戰時是堡壘，等到城市失去以後，神殿成為對抗勝利高盧人的據點。在維特裡烏斯和韋斯巴薌的內戰期間，雙方派兵佔領、展開攻擊並惡意縱火焚燒帝國的聖地，朱庇特和眾神的廟宇化為一片焦土。後來在這個地點設置修道院並且建造住宅，堅實的圍牆以及遮陰的柱廊在時間的侵蝕下破落或毀圮。羅馬人第一個自由權利的法案是要重建卡皮托，雖然重點不是美觀，而是要用武器和計劃來落實整個地區的防務。他們經常登上這座山丘，就是最冷漠的心靈也會鼓起蓬勃的生氣傚法祖先的事跡。

其二，早期的愷撒擁有鑄造金幣和銀幣的專利，把作為賤金屬的銅幣放棄給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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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於奉承在錢幣上面盡量鐫刻各種紋章和銘記，君王對於頌揚自己的功績感到心安理得。戴克裡先的繼承人根本瞧不起元老院的阿諛之言，他們派駐在羅馬和行省的皇室官員，負起直接督導鑄幣廠的責任。意大利的哥特國王繼承同樣的特權，後來一系列希臘、法蘭西和日耳曼的王朝都比照辦理。羅馬元老院在特權喪失800年以後，重申這種體面而又賺錢的專利，自從帕斯卡爾二世越過阿爾卑斯山另找駐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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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這個特權已經被教皇在心照不宣的狀況下放棄。12世紀和13世紀有些共和國的錢幣被收藏家展示在陳列櫃中，在一個金質獎章上面，鐫刻著基督像，他的左手拿著一本書，上面的銘文是「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誓言：羅馬是世界的首都」，反面是穿著正式服裝的聖彼得將一面旗幟授予跪著的元老院議員，盾牌上面刻著家族的姓名和徽章。

其三，隨著帝國的衰微，城市的郡守淪為普通的市政官員，然而仍舊執行民事和刑事審判最後的上訴之權。他從奧托的繼承人手中接過一把出鞘之劍，當成敘任的模式和職能的象徵。出任這個崇高職位的人員僅限於羅馬的貴族家庭，經由人民選出後，報請教皇核定。他們同時向羅馬、教皇和皇帝效忠，等到三者相互對立、發生衝突以後，必定會使郡守感到困窘不知所從。獨立的羅馬人見這位服務的官員只擁有三分之一的管轄之權，就會將其辭退，轉而選出一位大公來擔任這個職位。但是這個頭銜連查理曼大帝都無法加以拒絕，對於一位市民或臣民而言太過崇高。在第一次起義的狂熱浪潮之後，他們毫不勉強地同意恢復郡守的職稱。這個事件發生後，大約過了50年，英諾森三世是最具野心、運道最好的教宗，將羅馬和自己從標誌著外國領土的羞辱狀況下解救出來。他授予郡守一面旗幟用來代替一把寶劍，免除他對日耳曼皇帝所有的誓言以及服務的約束和責任。教皇任命一位神職人員負責羅馬的民政，現在即使不是紅衣主教也會很快擢升到這個階層，他的司法審判權減縮到較為狹窄的範圍，在重獲自由的年代，他從元老院和人民那兒得到公權力或公權力的行使權。

其四，等到重新建立元老院以後，尊敬的父老(如果我能用這種表達的方式來稱呼元老院議員)被授予立法和行政之權。然而他們所要達成的目標很少能夠超越目前的狀況，那個時代經常受到暴力和動亂的干擾，即使處於全盛時期，整個元老院階層或參加集會的人數也不過是56位議員。他們之中最顯赫的人物會加上「資政」的頭銜以示推崇之意，每年要接受人民的提名，先要選出有投票權的選舉人，原則是每個區部或教區10個名額，為一個自由權利的制度奠定永久的基礎。教皇處於政治風暴之中抱持寧彎勿折的態度，簽訂條約認可元老院的建立和職權，期望從時機、和平與宗教各方面加以考量，恢復行使統治權的政府。基於公眾和私人利益的動機，有時會使羅馬人暫時和偶爾犧牲他們的權利要求，重新對聖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繼承人宣誓效忠，只有這兩位才是教會和共和國合法的元首。

在一個無法律可言的城市，團結合作和朝氣蓬勃的公眾會議被強制解散。羅馬人很快採用一種強勢而又簡單的施政方式，元老院的名稱和權威濃縮為單一的行政長官或兩位共治的同僚，等到年終或每隔6個月就要換人，重大的責任用短暫的任期來抵消可能產生的弊病。羅馬的元老院議員在短暫的統治期間，放縱各種貪婪和野心的行為，司法和正義為家族和黨派的利益所敗壞，處罰的對象都是敵人，因而只有追隨者服從他們的命令。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況下，不再有主教用宗教的慰藉來緩和嚴峻的情勢，這一切讓羅馬人知道他們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國內已經沒有希望找到官員的人選，只有求之於國外。出於同樣的時代和動機，大多數的意大利共和國受到鼓勵都採用類似的措施，不論從表面看來多麼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還是能夠適合他們的情況，產生最有利的結果。他們從位於外國但是友好的城市，選擇一位公正無私的官員，要求他有高貴的出身和無瑕的品格，無論他是軍人還是政治家，靠著祖國和名聲，他們將和平與戰爭時期最高的行政權力授予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合約要立下誓約並簽署，有關行使權力的任期、年金和薪俸的評估、雙方權利義務的性質，都要有很嚴謹而明確地進行規定。他們把他當成合法的上司宣誓服從，他也要立下忠誠的盟約，要從一位冷漠的異鄉人轉變為熱情的愛國者。他選擇4到6位騎士或市民，出任在軍隊或司法方面的輔佐官，跟隨在身邊的是「波德斯塔」，用他自己的費用維持僕從和馬匹的適當隨員行列。他的妻子、兒子和兄弟很容易受到批評，要留在幕後不能現身，他執行職務期間不允許購買土地，不可與當地人士締結婚約，甚至不能接受邀請前去拜訪市民的家庭。要是有人對他的施政提出反對意見，除非滿足他們的申訴和怨言，否則不能保持體面很光榮地離開。


 六、勃蘭卡勒翁和查理的崛起以及對爾後的影響(1252—1328 A.D.)

大約到了13世紀中葉，羅馬人才從博洛尼亞將元老院議員勃蘭卡勒翁召回(1252—1258 A.D.)，後來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的作品，將他從被人遺忘的狀況恢復其應有的名聲和功績。他考慮到自己的聲望，非常正確地預判出自己未來的任務極其困難，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拒絕他們的選擇為自己帶來的榮譽，於是他們暫時停用羅馬的成文法，把他的任期延長到3年。行為不檢的人指控他犯下殘酷和縱容的罪行，教士也懷疑他的行事偏頗不公；但愛好和平與秩序的友人，讚譽這位堅定而正直的行政長官，使他們能夠重新獲得應有的幸福。罪犯沒有那樣大的勢力能讓他們反抗勃蘭卡勒翁的制裁，或是名不見經傳而能逃過他的追捕；安尼巴爾第家族的兩位世家子弟，被他判處絞刑；他用鐵面無私的態度拆除了城市和鄰近地區的140座塔樓，這些都是搶劫和罪惡的庇護所；主教如同一個很單純的聖職人員，被迫居住在他的教區。勃蘭卡勒翁的旗幟在原野中飄揚，能發揮極大的嚇阻作用。不知感恩的民族根本不配享有這種幸福，竟然辜負他那極為優異的服務。強盜蜂擁而起，他為了公眾而激怒這些歹徒，使得羅馬人要罷黜和監禁他們的恩主。要不是在博洛尼亞還留有一份保證他安全的誓詞，他連生命都無法得到保護。在他離開就任新職之前，謹慎的元老院議員要求交換羅馬最高貴家庭的30員人質，等到傳來他遭到危險的信息，在他的妻子請求之下，這些人質受到嚴密的保護。博洛尼亞在事關城市榮譽的案件中，默默承受教皇停止教權有如雷霆的譴責。像這種心胸寬大的反抗行為，使得羅馬人能平心靜氣拿過去的狀況與現在做一比較，他們簇擁著勃蘭卡勒翁從監獄前往卡皮托，沿途接受一個懺悔的民族對他的歡呼。他的政府所剩下的官員立場堅定而且幸運，嫉妒很快為死亡所安撫，後來他的頭顱被封進一個貴重的甕瓶，安放在一根高聳的大理石柱上面。

理性的不足和優勢地位的喪失，使意大利採用更有效的選擇。羅馬人不會要一個普通的市民，他們的服從不受約束，完全出於自願，因此極其不穩定，他們要選具有獨立權勢的君王成為元老院議員，這樣才能夠保護羅馬免於敵人或來自內部的侵犯。安茹和普羅旺斯的查理是那個時代最具野心和黷武好戰的君王，分別從教皇和羅馬人民的手裡，接受那不勒斯王國和元老院議員的職位(1265—1278 A.D.)。等到他通過城市走上勝利的道路，沿途獲得市民的效忠宣誓，暫時駐蹕在拉特蘭宮，在短暫的訪問期間，能夠掩飾專橫個性所表現出的冷酷神態。甚至就是查理也感覺到這些人民的輕浮善變，他的敵手——不幸的康拉丁當年經過時，他們還不是發出同樣的歡呼之聲。有一位權勢極大的報復者在卡皮托進行統治，使教皇感到畏懼和猜忌，原來及身而止的絕對統治，重新為每3年一次的任期所取代。

尼古拉三世的敵意使西西里國王不得不放棄對羅馬的治理。傲慢的教宗頒布的諭令成為永久的法律，他對君士坦丁的捐贈重申事實的真相、具備的效力和運作的方式，對於教會的獨立與城市的和平都同樣重要。他要建立元老院議員每年選舉的制度，正式宣佈所有的皇帝、國王、公侯以及卓越和顯赫階級的個人，都不夠資格成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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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四世基於個人的利益將這項禁止條款廢除(1281 A.D.)，他很謙卑地請求羅馬人在選舉中投票贊同。當著人民的面訴諸他們的權威，兩位選舉人將元老院議員的位階不是授予教皇，而是授予高貴而忠誠的馬丁，他可以終身擁有共和國最高的行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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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或是他的代理人能夠隨意使用。大約過了50年以後，同樣的頭銜獲得允許贈予巴伐利亞的劉易斯皇帝(1328 A.D.)。羅馬的兩位統治者都承認這座城市的自由權利，他們接受一位市政官員，將其安置在首都的政府組織裡。


 七、羅馬人對日耳曼皇帝的談話及所獲得的反應(1144—1155 A.D.)

在叛亂剛剛發生的時候，佈雷西亞的阿諾德在大家的內心點燃反對教會的火焰，羅馬人用盡心機取悅帝國獲得厚愛，為愷撒的大業發揮長才竭誠服務。他們的使臣對康拉德三世和腓特烈一世所抱持的態度，混雜著奉承和自負，他們對自己的歷史一無所知還要講求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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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康拉德三世的沉默和忽略提出抱怨以後(1144 A.D.)，勸他越過阿爾卑斯山從羅馬人的手裡接受皇帝的冠冕：

我們向陛下提出請求，不要藐視您的兒子和家臣的謙卑，不要聽從共同敵人的指控。他們誹謗元老院，說它對您的寶座帶有敵意，到處散佈不和的種子，希望收穫毀滅的果實。教皇和西西里人聯合起來組成邪惡的同盟，要反對我們的自由權利和您的加冕典禮。承蒙上帝賜予我們恩惠，靠著宗教熱誠和作戰的勇氣擊敗他們的攻勢行動。有關他們那些勢力強大和黨派的追隨者，特別是弗朗吉帕尼家族，我們已經開始攻擊他們的府邸和角樓，有些被我們的部隊佔領，也有一些被夷為平地。他們破壞的米爾維亞橋經過我們的修復和加強，可以供您安全通過。您的軍隊進入城市，不會受到聖安吉洛城堡的妨礙和阻攔。我們所作所為全部著眼於您的榮譽和成效，衷心地希望您能很快御駕親征，伸張被教士所侵佔的權利，恢復帝國的崇高地位，凌越先帝的名聲和光榮。希望您會將住所安置在羅馬，這個世界的首都；把法律賜給意大利及條頓王國；倣傚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先例，他們因為元老院和人民的氣勢與活力，才能獲得統治地球的權杖。

但是這種光輝而迷人的意願並沒有受到弗朗科尼亞人康拉德的珍視，他的目光正全神貫注地盯著聖地，等他從聖地返國後很快逝世，一直沒有機會訪問羅馬。

康拉德三世的侄兒和繼承人腓特烈·巴巴羅薩的野心遠不止皇帝的冠冕，奧托的後繼者之中沒有人像他那樣對意大利王國有不容置喙的統治權利。他在蘇特裡的營地接受羅馬使臣的覲見(1155 A.D.)，四周環繞著教會和世俗的王侯，使臣發表一篇流暢而又華麗的演說：

請您傾聽城市的心聲，以和平與友善的心靈進入羅馬，它已經擺脫教士的枷鎖，急著要為合法的皇帝加冕，靠著您極其幸運的影響力，希望可以恢復早期的光榮時代。請您維護永恆之城的特權，要是淪落到君主政體之下，那會成為全世界的笑柄。您不是不知道，想當年羅馬憑著元老院的智慧、騎士階級的英勇和紀律，勝利的軍隊向著東部和西部擴張，越過阿爾卑斯山和大洋的島嶼。我們的罪孽深重，使得君王長期離開，以致元老院這個高貴的機構淪落到被人遺忘的程度，使得我們的謀略和實力同樣衰退。我們已經恢復元老院和騎士階級，前者集會商討國家大事，後者組成軍隊加強訓練，願意全部奉獻給您，為帝國效犬馬之勞。難道您沒有聽到羅馬這位貴婦人所表達的意見？您是貴賓，我們把您當成市民一樣的接納；您是阿爾卑斯山那邊的陌生人，我們願意推舉您成為我們的君王，要把我們自己和所有一切都奉獻給您。您最重要和最神聖的責任，是要宣誓並且簽署保證：您願意為共和國流血犧牲在所不辭；您願意維持和平與正義，那就是城市的法律和之前的皇帝所賜予的特權；您願意拿出5000磅白銀的獎賞，賜給忠誠的元老院議員，他們會在卡皮托宣佈您的頭銜，你將獲得奧古斯都的名字和擔任他的職位。

拉丁文修辭的精義仍然沒有枯竭的跡象，但是腓特烈對於虛華不實的言辭感到不耐，就用嚴正和征服的高昂聲調打斷演說家的談話：

古代羅馬人的堅毅和智慧的確天下聞名，但是你的講話有違智慧的道理，我希望你的行動能表達出堅毅的氣概。如同所有塵世的事物，羅馬同樣能感受到時機和命運的興衰榮枯和變化無常，那些最高貴的世家都已遷移到東部，居住在君士坦丁的皇家城市。你們所剩餘的實力和自由，長期以來為希臘人和法蘭克人耗用殆盡。你還想見到羅馬在古代的光榮、元老院的威嚴、騎士的銳氣、軍營的紀律和軍團的英勇？你會在日耳曼共和國找到這些事例，羅馬已經不是帝國，只剩下赤裸和孤單，帝國的裝飾和德性同樣發生遷徙，越過阿爾卑斯山，賦予一個更值得擁有這個稱呼的民族。他們可以為你們提供保護，但是會要求你們的絕對服從。你的借口是我本人和從前的皇帝受到羅馬人的邀請，說實話你用錯了字眼，不是邀請而是懇求。查理曼和奧托將這個城市從國外和國內的暴君手裡拯救出來，現在他們已經長眠在自己的國家，他們獲得的疆域就是你們得救應付的代價，就是在那塊領土上面，還是讓你們的祖先生於斯、長於斯和終老於斯。我合法擁有繼承權和所有權，誰敢將你們從我的手裡奪走？難道法蘭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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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日耳曼人的手會因年齡的關係而變得衰弱無力嗎？我被人打敗了嗎？我被人俘虜了嗎？我的四周旌旗招展，難道不是圍繞著戰力強大和所向無敵的軍隊？你對你的主子強加許多條件，你要求我立下誓約：如果條件公平合理，誓約是毫無必要的廢話；要是不能達成公正的要求，這種做法等於把我看成罪犯。難道你有資格懷疑我的公正？我的臣民當中最卑賤者都感受到我的大公無私。為了保衛卡皮托，誰說我不願拔出我的寶劍？我就是用那把劍將丹麥的北部王國歸還給羅馬帝國的。我的賞賜如同滔滔不絕和自動自發的溪流，你竟然對我規定出數量和對象。我對耐心等待和建立功勳的人一定會慷慨解囊，而對那些言辭粗魯和仗勢強求者則一毛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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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皇帝還是元老院都無法對領土和自由維持這樣崇高的權利要求。腓特烈與教皇聯合起來，對羅馬人抱著猜疑的心理，繼續向著梵蒂岡進軍。從卡皮托的出擊行動干擾到他的加冕典禮，如果日耳曼人的兵力和英勇在血腥的鬥爭中佔有優勢，那就不會為了安全起見紮營在這個城市前，而他們自稱是這個城市的統治者。過了大約12年以後，他圍攻羅馬，將一位偽教皇安置在聖彼得的座椅上面，12艘比薩戰船在引導之下進入台伯河，但談判的技巧和疾病的流行使元老院和人民獲得拯救，腓特烈和他的繼承人沒有再度實施敵對的行動。教皇、十字軍、倫巴第和日耳曼的獨立使他們的統治極為辛勞，刻意尋求與羅馬人的聯盟。腓特烈二世將一面巨大的標誌奉獻給卡皮托，那是米蘭的卡羅修
[312]

 旗。等到士瓦本皇室毀滅以後，他們被趕過阿爾卑斯山，最後舉行的加冕典禮反而洩露出條頓愷撒的衰弱和貧窮。
[313]




 八、羅馬與鄰近城市的戰爭和意大利的分裂狀況(1167—1234 A.D.)

在哈德良的統治之下，當帝國從幼發拉底河延伸到大洋，從阿特拉斯山擴展到格蘭扁山時，一位富於幻想的歷史學家用描述早期的戰爭來娛樂羅馬人。弗洛魯斯說道：

這是那個時代的戰爭：我們的避暑勝地蒂伯爾和普拉內斯特成為敵對行動的目標，要在卡皮托立下誓言發起攻擊；我們對阿里西安樹叢的陰影產生戒心；我們奪取薩賓人和拉丁人的村莊，獲得令人驕傲的勝利；甚至科裡奧利獲得一個頭銜，對一個獲得勝利的將領而言完全是名實相符。

他那些同時代的人物在對比了現在與過去的狀況以後，他們的自負都能獲得滿足，也會為未來的發展感到謙卑。從預言得知，1000年後羅馬的帝國將遭到掠奪，領土縮小到最初的範圍，將在同一個地點重新發生類似的敵對行動，在那裡曾經到處點綴著他們的別墅和莊園。台伯河兩岸的鄰近地區通常被認為是聖彼得的產業，貴族會採取無法無天的獨立行為加以侵佔，很多城市完全照本宣科模仿都城的叛變和爭執。羅馬人在12和13世紀時，費盡力氣不斷要削弱或摧毀教會和元老院那些鷙悍的家臣，要是他們那種剛愎而自私的野心為教皇所利用，通常會與教會的武力結盟來鼓舞宗教的狂熱。他們的戰事如同最早期的執政官和獨裁官，放下手中的犁然後執干戈以衛社稷，帶著武器在卡皮托的山腳下面集結，從城門衝殺出去，搶割或燒燬鄰居的莊稼，大家從事一場混戰，經過15到20天的遠征再返回家園。他們的圍攻作戰費時冗長毫無技術可言，一旦獲得勝利就發洩猜忌和報復之類極其惡劣的激情。他們並不接納英勇的敵手，反而趁著他們處於不幸的狀況盡量加以踐踏，身無長物的俘虜頸脖綁著繩索在乞求他們的寬恕，敵對城市的堡壘工事甚至建築物都遭到破壞和拆除，居民分散到鄰近的村莊。

當時的城市現在成為紅衣主教府邸所在的位置，像是波爾圖、奧斯蒂亞、阿爾巴努姆、圖斯庫盧姆、普拉內斯特以及蒂伯爾或蒂沃利，不斷為羅馬人狂暴的敵對行動所征服。這些城市當中，波爾圖和奧斯蒂亞是控制台伯河的要點，仍舊防禦空虛而且日益蕭條，氾濫成災和疾病叢生的河岸地區放養著成群的水牛，帕勒斯特裡納河流已經喪失通航和貿易的功能。山丘在秋季的炎熱天氣提供陰涼的避暑場所，和平的祝福帶來滿面的笑容。弗雷斯卡提從圖斯庫盧姆的廢墟附近興起，蒂伯爾或稱蒂沃利重新建立城市的地位，名不見經傳的市鎮阿爾巴諾和帕勒斯特裡納，到處裝點著羅馬紅衣主教和王侯貴族的莊園。

在進行各種毀滅工作時，羅馬人的野心經常為鄰近城市和他們的聯盟所阻止或擊退，第一次圍攻蒂伯爾時，羅馬人進入營地後還是被趕走；圖斯庫盧姆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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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 A.D.)和維泰博會戰
[315]

 (1234 A.D.)，就兩者的關係位置，可以拿最著名的戰場特拉西梅諾和坎尼來做一比較。這些小規模戰爭的第一場會戰中，3萬羅馬人被1000名日耳曼騎兵擊敗，腓特烈·巴巴羅薩派遣這支騎兵部隊前來解救圖斯庫盧姆之圍。如果我們算出被殺有3000人而被俘是2000人，這個資料不僅可信而且是持平之論。

過了68年以後，他們運用城市全部的兵力，進軍對付位於教皇國的維泰博，這是很少見的聯盟方式，條頓人的鷹鷲和聖彼得的鑰匙這兩種旗幟混合在一起，圖盧茲的伯爵和溫切斯特的主教指揮教皇的協防軍。羅馬人受到挫折，帶來極大的羞辱和傷亡，但是英吉利的高級教士表現出朝聖者的虛榮之心，他把數量增加了幾倍，說是有10萬人參戰，戰場的損失高達3萬人之巨。要是元老院的政策和軍團的紀律隨著卡皮托一同恢復，意大利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況，將為第二次的征服提供最佳的機會，但是現代羅馬人無論是軍隊還是戰術都遠低於那些鄰近共和國的水平，就是戰鬥的精神和勇氣也都難以為繼，發生一些非正規的突擊行動之後，全民處於冷漠狀態，軍事制度受到忽略，再加上可恥而危險地運用外國傭兵部隊，使得他們那種熱烈的情緒逐漸平息下來。


 九、教皇選舉制度的建立及被迫離開羅馬的始末(1179—1303 A.D.)

野心是在基督的葡萄園裡早已存在而又生長迅速的莠草。在早期基督教君王的統治之下，對於聖彼得寶座的爭奪是經由全民選舉制度下的投票、收買和暴力進行的，羅馬的聖殿為流出的鮮血所污染。從公元3世紀到12世紀，頻繁發生的分裂活動給教會帶來無窮的困擾。當最後的審判權掌握在行政官員手裡的時候，這種災禍還只是短暫的局部現象，它的優點已經經過公正或民眾偏愛的考驗，失敗的競爭者不可能長期干擾對手的勝利。等到皇帝的特權被剝奪，以及基督的代理人不受世間法庭約束的這個原則建立以後，每次神聖教區的空位期，都可能將基督教世界捲入一場爭論和戰事。紅衣主教、下級教士、貴族和人民的主張非常模糊，只會引起爭議。選擇的自由被一個城市的動亂操控，這個城市不再有最高領導者，即使有也無人服從。在一位教皇逝世時，兩個黨派到不同的教堂進行雙重選舉，選票的數目和份量、時間的優先級、候選人的優點長處，相互之間可能產生平衡的作用。最受尊敬的教士也會有不同的看法，相距遙遠的君王對教宗的寶座一直畢恭畢敬，從這些合法的偶像中無法分辨出真假。皇帝通常是分裂活動的始作俑者，完全出於政治的動機，支持和他關係好的教皇來對抗懷有敵意的對手。每位競爭者不得不忍受敵人所施加的侮辱，這些敵人根本不畏懼良心的制裁，用金錢從他的擁護者那裡買到支持，這些擁護者完全被野心和貪婪所控制。

亞歷山大三世
[316]

 最後廢除教士和人民混亂的選舉(1179 A.D.)
[317]

 ，把推選的權利全部移交給唯一的樞機主教團
[318]

 ，和平與持續的繼承法則才得以確立。通過這一重要的特權，主教、教士和輔祭三個層級完全融為一體。羅馬的教區教士在聖秩制度中列為第一位階，他們是從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毫無差別地選擇出來的。他們擁有最富有的教區，獲得最重要的主教地位，倒是與他們的頭銜和職務非常相稱。這些如同元老院議員的正統教會元老，他們是至高無上教皇的助理和使節，身上穿著象徵殉教者或皇權的紫袍，非常自負地認為與國王處於同等的地位，接受的尊榮因成員的稀少顯得特別突出。直到利奧十世
[319]

 在位，他們的人數都很少超過20或25人。這樣一種明智的安排可以根絕一切懷疑和醜聞，徹底消除教會分裂的根源，在600年的時間內只有一次雙重選舉，破壞了樞機主教團的精誠團結。但由於通過的票數要在三分之二以上，整個選舉常因紅衣主教的個人利益和情緒產生議而不決的現象，使得他們各行其是的統治一直拖延下去，基督教世界出現無人領導的狀況。

格列高利十世當選之前，曾經出現長達3年的教皇空位期，因此他決心要防止未來再產生類似的濫權行為。他發佈的諭令排除一些阻力後，正式成為教規，列入神聖的法典之中(1274 A.D.)。有9天的時間為去世的教皇安排葬禮，等待不在教廷的紅衣主教到達。第10天每人帶著一個僕從被關入一個普通的大廳，或者稱為秘密會議室。這個廳堂沒有牆壁和布幔加以隔間，必需的物品從一扇小窗送進去，除此以外所有的門戶全部緊鎖，由城市的行政官員把守，不容許他們與外面世界有任何聯繫。如果選舉沒有在3天之內完成，原來豐盛的飲食會減少到午餐和晚餐只有一道菜，8天以後只供應麵包、水和酒。紅衣主教在教宗的空位期不得動用教會的歲入，除非遇到緊急情況，不得擅自行使管理的職權。選舉人之間任何協議和承諾都正式宣佈為無效。他們的忠誠要用莊嚴的誓言和正統教會的祈禱來加強，有些不易執行或更為苛刻的條款已經逐漸放鬆，但是禁閉的原則始終被嚴格執行，沒有改變。他們還受到催促要考慮個人的健康和自由，盡快選出教皇。使用選票或無記名投票的改進辦法，能夠用仁慈和禮貌的絲質面紗，掩蓋秘密會議
[320]

 的激烈競爭。

在推行這些制度以後，羅馬人被排除在選舉他們的君王和主教的活動之外，他們正好處於粗野和不穩的自由所帶來的狂熱之中，對於失去珍貴無比的特權似乎沒有什麼感覺。巴伐利亞的劉易斯皇帝恢復了奧托大帝的先例。在與行政官員進行協商後，羅馬人民全部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廣場上，阿維尼翁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被罷黜，繼承人選出以後，經過全民的同意和歡呼加以批准。他們自由投票通過一項新的法規，教皇在一年之中外出的時間不得超過3個月，離開羅馬的距離在兩天行程之內，要是他經過3次召喚沒有返回，這位公僕便會受到降級或免職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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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劉易斯忘記了他的實力很虛弱以及那個時代的偏見，只要超過日耳曼營區的影響範圍，他這位有名無實的權勢人物不能發揮任何作用。羅馬人瞧不起自己扶持起來的人物，這位僭用教皇名號的人向合法的君王求饒，而紅衣主教的權威也因這種時機不對的攻擊而更加牢固地建立起來。

要是教皇的選舉始終在梵蒂岡進行，元老院和人民的權利也就不會受到肆意踐踏了。格列高利七世的繼承人不在教廷時，神聖的原則已經被羅馬人遺忘，事實上他們自己根本不記得有這項規定，教皇也沒有將常用的住處安置在這座城市和教區。關懷這樣的教區遠不如管理統一的教會來得重要，教皇生活在這樣的城市中也會感到難堪：他的權威受到反對而個人處於險境。他們從皇帝的迫害和意大利的戰爭中，越過阿爾卑斯山逃到法蘭西友善的懷抱之中。在羅馬動亂時他們基於審慎的考量，撤到阿納尼、佩魯賈、維泰博以及鄰近的城市，在一些更為寧靜的地點度過餘生。當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凌虐或陷入赤貧時，就會用一道嚴厲的命令將他召回，說聖彼得並沒有將他的寶座安置在偏僻的村莊，應該是在世界的都城；或者提出非常可怕的威脅：羅馬人要武裝起來進軍，去摧毀那些膽敢供應庇護所的地點和人民。怯懦的教廷只有聽命返回，沉重的債務和賬單在迎接他們，包括逃走所造成的損失，諸如住屋的租金、食物的採購以及在宮廷服務的僕人和客卿的各項費用。經過短暫的和平或有力的統治以後，他們再度被新的動亂驅離，然後又被元老院專橫或尊敬的邀請召回。在這些不時出現的撤退行動之中，梵蒂岡的流亡人士和難民很少離開都城過遠或是過久。

但是在14世紀初葉，使徒的寶座似乎永遠從台伯河畔搬到了羅訥河兩岸，遷徙的原因在於卜尼法斯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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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法蘭西國王的慘烈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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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出教門和停止教權是教皇的精神武器，被3個政治團體的聯合以及高盧教會的特權擊退，但是教皇尚未準備好要面對世俗的武器，「老好人」菲利普竟然有膽加以運用。當教皇住在阿納尼時，絲毫沒有感到會有危險發生，他的宮殿和本人受到300名騎兵的突擊，這些部隊是諾加裡特的威廉和夏拉·科隆納在暗中徵召人馬編成。前者是一位法蘭西的大臣，後者是羅馬高貴而懷有敵意家族的成員。紅衣主教全都逃走，阿納尼的居民背叛教皇，不再有效忠和感激之心。但是大無畏的卜尼法斯獨自一人沒有保護，坐在座位上就像古代的元老院議員，等待高盧人的刀劍加身。一個外國的敵對分子諾加裡特願意執行主子的命令，由於科隆納要發洩國內的私憤，教皇受到言語的侮辱和毆打，在遭囚禁的3天時間裡，頑固的態度使他們大為光火，生命受到折磨和威脅。但出現奇特的拖延狀況，使得教會的擁護者獲得時間也增加勇氣，把他從褻瀆神聖的暴行中拯救出來。他那傲慢的心靈受到致命的傷害，狂怒的卜尼法斯念念不忘報復，竟然在羅馬亡故。貪婪和驕縱這些引人注目的惡行使他死後的名聲受到玷污，空有成為殉教者的勇氣也無法讓教會的鬥士獲得聖徒的榮譽。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當代編年史的評論)，像狐狸一樣篡奪，像獅子一樣統治，像土狗一樣死去。性格極其溫和的本尼狄克十一世繼承他的職位，仍然將菲利普邪惡的密使逐出教會，並且用令人戰慄的詛咒加諸阿納尼這個城市和居民，產生的後果在迷信者的眼中還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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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教廷遷往法蘭西的阿維尼翁以及大赦年的實況(1300—1350 A.D.)

等到本尼狄克十一世亡故以後，冗長的秘密會議因勢均力敵而產生的懸而不決的局面，被法蘭西派巧妙地打破了。他們提出的看似可行的主張，為大家所接受，那就是在40天的期限內，他們從反對者提名的3位候選人中選出一位。布爾多總主教位列名單第一位，他是國王和國家勢不兩立的敵人，他的野心勃勃也是昭然若揭，他的良心只服從財富的呼喚和恩主的命令。這位恩主從迅速前來的信使處得到消息，選舉教皇的權力已經操在自己的手裡。條件在私下的會晤中談妥，事情的處理過程快速又能隱秘，在秘密會議上一致通過克雷芒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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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當選。
[326]

 兩派的紅衣主教很快就接到了令他們感到驚訝的命令，他召喚他們越過阿爾卑斯山去與他相見，他們到達以後，很快就發現，再也不用想回去了。克雷芒五世出於喜愛和承諾，公開表明寧願住在法蘭西，他帶著人數龐大的教廷經過普瓦圖和加斯科尼，沿途順路參觀城市和修道院，並且耗損這些地方的錢財，最後終於在阿維尼翁停留下來
[327]

 (1309 A.D.)，從此這裡繁榮70多年
[328]

 ，成為羅馬教皇的駐地和基督教世界的都城。

阿維尼翁的位置四通八達，不僅海陸的聯繫方便，還兼有羅訥河航運之利，法蘭西南部幾個行省比起意大利不遑多讓，建造新的宮殿供教皇和紅衣主教居住，教會的財富很快吸引來了為奢華效力的藝術。他們已經擁有了鄰近的土地，那人口眾多、土地肥沃的維納辛郡。
[329]

 珍妮是那不勒斯第一任女王和普羅旺斯女伯爵，後來他們趁著她年輕和處境困難，用8萬弗羅林金幣的低廉價格，從她手裡買下阿維尼翁的主權。
[330]

 處在法蘭西君主政體的保護之下，與一群順從的人民共同生活，教皇真正享受到尊榮和寧靜，這是長期以來久違的福分。但是意大利為他們的離去而感到悲傷，羅馬處於孤寂和貧窮之中，後悔為了無法控制的自由，竟然將聖彼得的繼承人趕出梵蒂岡。上帝之城的懊惱為時已晚，而且無濟於事，等到年長的成員過世後，樞機主教團全是法蘭西籍的紅衣主教。
[331]

 他們對羅馬和意大利極為厭惡和藐視，後來出現一系列法蘭西籍的教皇，甚至還有行省的人士，他們與這個國家建立起了最緊密的聯繫。

實業的進步和發展，使意大利的各個共和國得以建立並日趨富足，正處在自由的年代，也是人口、農業、製造業和商業最繁榮的時期，工匠和庶民的手工勞動逐漸發展為高雅和智慧的藝術。但是羅馬的位置並沒有佔到地形之利，就是土地的生產也談不上豐饒，居民的習性因怠惰而自輕自賤，也因傲慢而得意忘形，他們一廂情願地沉溺於幻想之中，認為臣民的貢金必須永遠供養教會和帝國的都城。這種成見難免受到朝聖客的鼓舞，他們不斷前來參拜使徒的神龕。教皇留下的最後一份遺產就是聖年制度，
[332]

 給人民帶來的好處不下於教士的貢獻。自從巴勒斯坦淪陷以後，那曾一度被當成禮物賜給十字軍的「絕對的恩典」，雖然保留了下來卻已經失去了運用的對象，教會最有價值的財富與公共的流通隔絕了長達8年之久。勤奮的卜尼法斯八世調和野心和貪婪的罪惡，打開了一條新的渠道。這位教皇有足夠的學識來搜集和恢復百年祭的活動，這是羅馬過去每個世紀結束時要盛大慶祝的節日。為了毫無危險地測試公眾的輕信程度，他適時發表公開的布道演說，非常巧妙地散佈一份報告，找出若干年邁的見證人。在公元1300年1月1日那天，聖彼得大教堂擠滿信徒，要求在神聖的時刻獲得「傳統」的恩典。教皇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感覺到虔誠的群眾都已焦急得無法忍耐，他像是被古老的證詞說服，承認他們的要求極其正當。他向所有的正統基督徒宣讀一篇全面的赦罪文，任何人在這一年中或是在每個類似的時間段內，只要誠心朝拜過聖彼得和聖保羅的使徒教堂，就都可以獲得這份恩典。

興高采烈的歡呼聲傳遍整個基督教世界，開始是從最近的意大利行省，後來是從遙遠的匈牙利和不列顛王國，大批朝聖客擠滿各地的公路。他們要在這趟勞累和花費不菲的旅程中，洗淨他們的罪孽，從軍事服役的危險中獲得赦免。大家處於同樣的心情，已經忘記了地位、性別、年齡或體能方面的差異。然而洶湧的人潮急著去朝拜，在街道和教堂有很多人被踩死。很難估算到來的朝聖客數量，更談不上精確的數據，一位有心的教士非常清楚，榜樣的力量會感染人，使人數被誇大。然而有位明智的歷史學家當時在協助有關禮儀的工作，很肯定地告訴我們，羅馬每時每刻都有外鄉人到來，數量從未低於20萬人。另外有一位明瞭實情的人認為，那年外來的總人數是200萬人。每個人只要拿出微不足道的奉獻，就能聚成一筆皇家的財富，兩位教士手拿耙子不分日夜站在那裡，來不及清點就把拋在聖保羅祭壇上成堆的金銀收集起來。非常幸運的是，這是一個和平與富足的年代，即使那年的草料缺乏，旅館和客棧收費極為昂貴，由於卜尼法斯的政策和羅馬人貪財的好客精神，麵包、酒類、肉和魚都能源源不絕地供應。在一個沒有貿易或實業的城市，發了一筆橫財後，很快就會消散得無影無蹤。但是下一個世代的貪婪和羨慕，看到這個世紀還有遙遠的一段時期，只有懇求克雷芒六世提前實施。

和藹的教皇順從他們的心願，寧願自己遭受損失也要為羅馬提供一點小小安慰，為了使得日期的變更有充分的理由，在實施時正式命名為摩西大赦年
[333]

 (1350 A.D.)。他的呼籲獲得各方的響應，就人數、熱情和慷慨而論，都不亞於最早的節慶。但是他們遭到戰爭、瘟疫和饑饉的三重災害，很多妻子和少女在意大利的城堡受到侵犯，野蠻的羅馬人即使主教在場也不受管束，搶劫和殺害了不少外鄉人。大赦年的期限一再減縮，變為50年、33年和25年，可能是源於教皇的急躁，沒有耐性等待，雖說第二種期限正好和基督在世的年歲完全一致。過度的恩典、新教的反叛以及迷信的沒落，大幅降低大赦年的價值。但即使是第19次也就是最後一次的節慶，對羅馬人而言也帶來了歡樂和巨大的收穫。就是哲學思潮帶來的訕笑，對於教士的勝利和人民的愉悅也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十一、羅馬的貴族豪門及他們之間發生的世仇宿怨

意大利在11世紀初期受到封建暴政的摧殘，不論是君王還是人民都苦不堪言。人類天賦的權利受到為數眾多的共和國的極力維護，很快將自由和統治從城市擴展到鄰近的鄉村。貴族的刀劍已被折斷，奴隸獲得解放，城堡全被拆除，開始接受並服從社會的習慣，他們的野心局限於獲得城市的榮譽，即使是在威尼斯或熱那亞最自負的貴族體制下，每一位貴族人士也都要受到法律的約束。
[334]

 羅馬軟弱而失序的政府無法勝任管束叛逆兒孫的職責，他們無論是在城內還是城外都藐視行政官員的權威。現在不再是貴族和平民之間為奪取政府的主權而引起鬥爭：世家豪門靠武力保護個人的獨立，府邸和城堡加強防備能力用來對付圍攻，他們之間的私人爭執仍在眾多的家臣和部從之間進行著。在出身和感情方面，這些貴族對於他們的國家而言完全是外人。
[335]

 如果還有真正的羅馬人這號人物，他就會拒絕承認這些傲慢的異鄉人，因為這些異鄉人瞧不起羅馬市民的稱號，非常狂妄地自稱是統治羅馬的皇親國戚。
[336]



經歷一連串陰暗無比的革命過程後，所有的家譜記錄都已喪失，姓氏的區別已不復存在，不同民族的血胤經由千百條渠道混雜起來。哥特人、倫巴第人、希臘人、法蘭克人、日耳曼人和諾曼人靠著皇家的賞賜或英勇的特權，擁有最豐厚的財富和產業，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一位希伯來的族人擢升到元老院議員和執政官的位階，在這些悲慘的流亡者長期遭受監禁的歷史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事。
[337]

 利奧九世
[338]

 統治的時代，一位家世富有而且學識淵博的猶太人皈依基督教，受洗時有幸使用教父，也就是在位的教皇的名字。利奧九世的兒子彼得憑著熱情和勇氣，為格列高利七世的事業立下顯赫的功績。教皇把控制哈德良的陵墓(克雷森提烏斯塔樓)的工作，托付給最忠實的追隨者，這個地點現在稱為聖安吉洛城堡。父子倆都有眾多的後裔，靠著高利貸累積的財富能與城市最高貴的家族分享，聯姻的範圍是如此的廣泛，這位改信者的孫子靠著親戚的力量登上聖彼得的寶座。大多數的教士和人民都支持他的作為，他在梵蒂岡統治了幾年的時間。聖伯納德的辯才和英諾森二世的勝利，曾給阿那克勒圖斯
[339]

 戴上「偽教皇」的標誌，等到他敗北和逝世以後，利奧的後代不再有顯赫的人物，就是現代的貴族也沒有人自誇源於猶太家族。

我不打算在此一一列舉羅馬的家族，無論它們是在不同的時期面臨衰亡的命運，還是直到今天依然保留著相當的榮譽。
[340]

 弗朗吉帕尼家族是古老的執政官世系，因其在發生饑荒時與人分享麵包的慷慨行為而聲名遠播。這種義行比起他們與盟友科西家族在城市劃出很寬敞的地區供自己使用，然後用工事將這個區域圍起來加以保護的行為更為光榮。看來薩維利家族應該出於薩賓人的血統，到現在還維持著最初的尊貴地位；已經式微的姓氏卡皮朱契，是最早把名字刻在錢幣上的元老院議員；康提家族還保有西格尼亞伯爵的榮譽，但是產業已經失去；如果安尼巴爾第家族不認為自己是迦太基英雄的後代，那麼不是過分無知就是非常謙虛。

但是在城市的這些貴族和王侯當中，或是位居其上的世家，我特別要提到科隆納和烏爾西尼兩個敵對的家族，他們的事跡是現代羅馬編年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一，科隆納的名字和紋章
[341]

 就語義學而言是一個引起爭論的題目，演說家和古文物學家並沒有忽略圖拉真石柱和赫拉克勒斯之柱，或是基督遭受鞭刑的柱子以及在沙漠中引導以色列人前進的光柱。這個家族首次在歷史上出現是公元1104年，證實這個姓氏的權勢和古老，也說明它具有簡單的意義。科隆納對卡維的篡奪激怒了帕斯卡爾二世，使其不惜動武，但是他們在羅馬的郊區合法據有扎加羅拉和科隆納的世襲封地，後面這個鎮也許裝點了一些高聳的石柱，是一座莊園或廟宇的遺跡。
[342]

 他們同樣擁有鄰近城市圖斯庫盧姆的一半，足以使人相信他們是圖斯庫盧姆伯爵的後裔，這些伯爵在10世紀時是教皇轄區的暴君。根據他們自己和一般人的看法，這個家族最原始和遙遠的源頭來自萊茵河兩岸，
[343]

 在700年的變革中，建立了顯赫的功績並且以富有知名於世。日耳曼的君主與一個高貴世系有真實或傳聞的血緣關係，絕不會辱沒皇室的身份。
[344]

 大約在13世紀末葉，家族的一個旁支最有權勢，一位叔父和6個兄弟在軍隊和教會據有高位能夠出人頭地，其中之一的彼得被選為羅馬元老院的議員，乘著一輛凱旋式使用的戰車進入卡皮托，雖然大家用愷撒的頭銜向他歡呼，也不過徒有虛名而已。

尼古拉四世將約翰和斯蒂芬封為安科納侯爵和羅馬納伯爵，這位恩主是如此偏愛科隆納家族，後來在一張諷刺畫中，繪出他被關在一根空心的柱子裡。等到尼古拉四世過世以後，他們那種極其傲慢的舉止觸怒了懷恨在心的敵人。身為紅衣主教的叔父和侄兒拒不承認卜尼法斯八世的當選，使得科隆納有一段時間，同時受到他那世俗和宗教武力的壓迫。
[345]

 教皇聲稱要組成一支十字軍對付個人的仇敵，他們的財產被籍沒，位於台伯河岸邊的城堡遭到聖彼得的軍隊和敵對貴族的圍攻，等到主要的抵抗中心帕勒斯特裡納(普拉內斯特)被摧毀以後，將整個區域用犁耕過一遍，表示永遠成為禁建之地。6個兄弟受到貶黜、放逐和迫害之後，只能隱匿身份逃避危險，浪跡歐洲各地，始終沒有放棄求援和復仇的希望。要想實現雙重的希望，法蘭西宮廷是最保險的避難所。他們推動並指導腓力的宏圖大業，要是對被俘暴君的不幸和勇氣懷著尊敬之心，那我應該讚揚這種胸襟寬闊的行為了。

羅馬人民廢除卜尼法斯八世的民政措施，恢復科隆納的榮譽和產業，亡故教皇的同謀和繼承人同意支付10萬個弗羅林金幣作為賠償，從這可以看出他們所有的損失，從而能夠估計他們擁有的財富。所有在宗教方面對他們的譴責和貶斥都為生性謹慎的教皇所禁止，
[346]

 這個家族的運道在經過一場短暫的風暴以後變得更為穩固。夏拉·科隆納的膽識在於囚禁了卜尼法斯，以及很久以後為巴伐利亞的劉易斯加冕，皇帝出於感激，在他們的章紋上面給石柱戴上皇冠。整個家族成員就名聲和功勳而論以斯蒂芬占首位，彼特拉克將他譽為當世無人相匹、放在古羅馬時代亦毫不遜色的英雄人物。迫害和流放使他向各民族展示戰爭與和平的才能，陷於極其困苦的處境中，他不是一個令人憐憫的可憐蟲，而是一個備受尊敬的對象，面對危險更要以不忝所生為榮。有人向他詢問：「現在你的堡壘在哪裡？」他把手放在胸口回答說：「這裡。」他在恢復昔日的繁榮以後仍舊保有原來的美德，直到他以衰老之年壽終正寢為止，斯蒂芬·科隆納的祖先、本人和兒孫，使他在羅馬共和國以及阿維尼翁的教廷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

其二，烏爾西尼家族是從斯波萊托遷移過來的，在12世紀時，他們被稱為烏爾蘇斯的兒子，都是顯赫的人物，僅知道其中之一之後成了這個家族的創始人。但是他們很快從羅馬的貴族中脫穎而出，源於親戚的數量眾多而且作戰勇敢、居住的城堡非常堅固、元老院和樞機主教團享有的榮譽，以及兩位教皇切萊斯廷三世
[347]

 和尼古拉三世來自他們的家族和血胤。他們的財富來自早期大量任用親戚所形成的族閥政治，聖彼得的產業被慷慨的切萊斯廷
[348]

 轉讓到受寵愛的親人手中。尼古拉出於野心，同時也是為了家族，要讓那些君王結盟，要在倫巴第和托斯卡納建立新的王國，把羅馬元老院的永久職位授予這些族人。凡是能成就科隆納家族偉大勳業的事物，同樣可以增進烏爾西尼家族的榮譽。他們保持長遠的世仇，一直是勢均力敵的對手，在25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不斷擾亂這個教會國家。爭執的真正原因是彼此嫉妒對方的名聲和權勢，只不過為了容易區別，科隆納家族採用吉貝林這個名字成為帝國黨，烏爾西尼家族接受奎爾夫的稱號要為教會的事業效力。他們相互敵對的旗幟上面繪著鷹和鑰匙，雖然吵鬧的起因和性質經過漫長的時間已經被人遺忘。
[349]



在意大利，這兩個黨派的鬥爭卻更為激烈。等到教皇退避到阿維尼翁以後，他們為了爭奪這個處於空位期的共和國不惜動用武力，每年選出兩位敵對元老院議員的妥協方案，不僅令人感到可笑，而且使災禍與不和一直延續下去。這座城市和整個區域因為他們的私仇而變得一片荒蕪，交替獲得勝利使得雙方始終處於起伏不定的平衡態勢。直到烏爾西尼家族最著名的保護者，遭到小斯蒂芬·科隆納的襲擊和殺害之前，雙方還沒有人喪生於刀劍之下。
[350]

 他的勝利受到違反協約的譴責，使人感到羞辱。他們在教堂的門口用暗殺的手段進行下流的報復，刺死無辜的男孩和兩個僕人更是失策的行為。然而獲勝的科隆納與該年的同僚被宣佈成為任職5年的羅馬元老院議員。彼特拉克的繆司在他的心中激起一個期許、一個希望和一個預言：生性慷慨的年輕人是他敬仰的英雄人物的兒子，會重建羅馬和意大利，恢復昔日的光榮，相信他那正義之劍會殲滅狼、獅、蛇、熊之類的猛獸，它們一直想顛覆這根大理石「柱」永恆的基石。


 第七十章 彼特拉克的性格和加冕 護民官裡恩齊要恢復羅馬的自主權和治理權 他的德行和缺失，被驅逐出境以及後來的死亡 教皇從阿維尼翁返回羅馬 西歐的教會發生重大的分裂 拉丁教會的統一 羅馬人為爭自由做最後的奮鬥 羅馬法 終於成為教會國家(1304—1590 A.D.)


 一、彼特拉克的性格及成為桂冠詩人在羅馬加冕(1304—1374 A.D.)

就現代人的看法，彼特拉克
[351]

 (公元1304年6月19日—1374年7月19日)是一位意大利詩人，能夠寫出有關羅拉與愛情的作品。這位抒情詩之父運用和諧的圖斯坎語音韻，受到意大利人的讚譽和崇拜，他的詩句甚或他的名字總是反覆被人背誦，帶著戀愛和燕好的激情，表現出狂熱的理念。無論一個外地人具有何種個人的品位，他們那極其淺薄的知識令他們對一個有高深學養的民族沒有任何意見，默默認同他們的鑒賞能力。然而，我卻希望或設想意大利人不要拿他那冗長而單調的十四行詩和輓歌，與幾位敘事詩的繆司邁越千古的作品相比，像是但丁極具創意的奔放豪情、塔索
[352]

 重視美學的風格內涵以及阿里奧斯托
[353]

 無窮無盡的華麗變幻。

這位情思有如泉湧的詩人所具備的優點，我至今缺乏欣賞的能力，形而上的激情也無法使我產生多麼深厚的興趣：歌頌的對象就如一個似幻非真的美女，她的存在與否讓人懷疑。
[354]

 實際上她卻是一個瓜瓞綿綿的主婦
[355]

 ，多情的郎君在沃克路斯泉
[356]

 的水邊歎息和歌詠時，她卻生下了11個合法的孩兒。
[357]

 但是在彼特拉克以及更為嚴肅的同代人眼裡，他的愛情充滿了罪惡，而意大利文的詩歌則是無聊的遣興之作。那些拉丁文的作品像是哲學、詩篇和辯詞為他贏得了崇高的名聲，很快從阿維尼翁傳遍法蘭西和意大利，每一座城市中，他的朋友和門生的數量都在倍增。而如果他那些連篇累牘的作品
[358]

 現在被長時期棄而不用，我們便一定會對他這個人發出感激的歡呼，就是出於他的教導和榜樣，才重新恢復奧古斯都時代的精神和研究。

彼特拉克在年紀很輕時就渴望獲得詩人的桂冠。有3個學院的最高學府已經為詩賦之學提供皇家碩士或博士學位
[359]

 ，英格蘭宮廷出於習俗而非虛榮所授予的桂冠詩人稱號
[360]

 ，最早是由日耳曼的愷撒創立。在古代的音樂競賽中，得勝者可以獲得獎賞，相信維吉爾和賀拉斯曾經在卡皮托神廟接受冠冕，激起吟遊詩人一爭高下的雄心。
[361]

 何況「桂冠」
[362]

 的發音與他的情人名字相近而更顯得可人，這兩者都因追求的困難重重而益增其價值；要是羅拉的懿德和才情毫無可議之處，
[363]

 更可以吹噓獲得詩歌女神的垂青。他愛慕虛榮但是並不矯情，所以才會讚揚自己的心血所獲得的成就。他的名字廣為人知，他的朋友都很活躍，有些人出於嫉妒或偏見，公開或暗中加以攻訐，他只能運用忍讓的美德和巧妙的手段予以化解。彼特拉克在36歲那年完成了平生的夙願，就在同一天之內，他在沃克路斯孤寂生活中，接到羅馬元老院和巴黎大學相同的正式邀請。一所神學院的學術地位以及一座沒落城市的粗俗無知，都沒有資格對這樣一位天才人物授予理想和不朽的花冠，他應該從公眾和後人出於自發的讚譽中獲得這項殊榮。這位候選人拋開令人煩惱的考量，雖然感到欣慰，但還是遲疑了一段時日之後，才願意接受世界之都的召喚。

桂冠詩人的加冕典禮
[364]

 在卡皮托神廟舉行(1341年4月8日)，由他的朋友兼贊助人、共和國的首席行政長官主持。12名穿著紅色服裝的貴族青年排成一列，6名來自顯赫家族的代表，身穿綠袍、手執花環夾雜在隊伍裡面。在一群王侯和顯要之中，元老安奎拉拉伯爵是科隆納家族的成員，登上他的寶座。彼特拉克在傳令官高聲召喚之下站了起來，朗誦維吉爾的詩篇並三次宣誓要致力於羅馬的繁榮興旺，跪在寶座的前面接受元老的桂冠，以及金錢買不到的歡呼。大家齊聲高喊：「這是才智之士應有的獎勵：卡皮托神廟和詩人萬歲!」他呈送一首推崇和讚譽羅馬的十四行詩，顯現出天才人物的感激之情，整個隊伍在拜訪過梵蒂岡之後，表彰文學的花環懸掛在聖彼得的神龕前。彼特拉克在卡皮托神廟中被授予文件和證書，桂冠詩人的頭銜和特權中斷1300年之後重新恢復。從此以後他可以戴桂冠、象牙冠或花冠，穿著詩人的服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就文學的題材進行講授、辯論、解說和寫作，這些是他一輩子的權利。這項賞賜由掌權的元老院和人民批准，授予他市民的身份是為了回報他對羅馬的敬愛。共和國賜予榮譽，一切做法都基於公平公正的立場。他通過熟讀西塞羅和李維的著作，吸收了一位古代愛國者的觀點，運用充滿熱情的想像力，激發這些觀點成為可以表達的情緒，再將這些情緒轉變成主導行動的情操。

羅馬七山的外觀和宏偉的廢墟更加肯定了這些鮮明的印象，他已經喜愛上了這個慷慨大方的國家，不僅授予他桂冠，還願意接納他這個外鄉人。貧窮而又墮落的羅馬激起感恩的寵兒氣憤和憐憫之情，極力掩飾同胞所犯的過失，對於最後的英雄和貴婦用偏愛的態度高聲表揚，沉醉在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希望之中，非常高興能忘記目前的苦難。

羅馬仍舊是世界合法的主子：教皇和皇帝還有那些主教和將領，放棄了他們擁有的地位和身份，飽嘗羞辱後退往羅訥河和多瑙河。只要羅馬能恢復原有的美德，共和國可以再度辯明自由和統治的權利。羅馬人有奔放的熱情和懾人的辯才，
[365]

 使得彼特拉克、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感到驚訝，這場革命運動一時之間顯現出極其耀目的美景。下面的篇幅會提到護民官裡恩齊的崛起和敗亡，
[366]

 這個題目非常有趣而且史料豐富，愛國的吟遊詩人
[367]

 靈感一動的作品，為佛羅倫薩，特別是羅馬
[368]

 的歷史學家們那些多產而又簡單的敘述，平添了一股動人心弦的活力。


 二、護民官裡恩齊的家世出身、行事風格和政治活動(1347 A.D.)

羅馬城有一個區部僅僅住著工匠和猶太人，客棧老闆和洗衣婦的結合生出未來的羅馬救星。
[369]

 尼古拉·裡恩齊·加布裡尼從父母那裡不可能繼承到地位和財產，但是他們費盡心血讓他獲得良好的教育，卻是他後來飛黃騰達和英年早逝的緣由。他研究歷史學和辯論術，熟讀西塞羅、塞涅卡、李維、愷撒和瓦列裡烏斯·馬克西穆斯的著作，使得這個年輕的平民能從同儕和當代人物中脫穎而出。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古代的手卷和雕塑，喜歡用通俗的語言表達他的知識，經常會氣憤地大聲喊叫：「這些羅馬人現在到哪裡去了？他們的德行、正義和權力在何處？為什麼我沒有生在那個幸福的時代？」等到共和國派出由三個階級組成的代表團前往阿維尼翁教廷時，裡恩齊的銳氣和辯才使他在13位平民代表中佔據了一個名額。這位演說家有幸對著教皇克雷芒六世高談闊論，也能與彼特拉克推心置腹。他那滿懷希望的未來受到解職和貧窮的打擊，愛國者落到只有一件外衣和接受醫院救濟的地步。獲得伯樂的垂愛使他脫離悲慘的處境，使徒的公證人這個職位每天可以獲得5個弗羅林金幣的薪俸，以及更為體面和廣泛的社會關係，能夠在罪惡橫行的社會裡，從言語和行動上凸顯個人的正直廉潔。

裡恩齊的辯才敏捷，深具說服的能力，大多數人總是帶著嫉妒之心對他大肆指責。失去一個兄弟而兇手獲得赦免使他深受刺激，對於公眾的苦難不能視而不見也不能加以誇大。建立文明社會要靠和平與正義的福祉，現在都已被驅出羅馬。猜忌的市民能夠忍受個人的冤屈或金錢的損失，卻無法忍受妻子和女兒受到凌辱。
[370]

 他們傲慢的貴族和腐敗的官員的雙重壓迫，朱庇特的獅子與牛鬼蛇神的唯一差別，在於一者濫用武力，一者濫用法律。這類寓言式的象徵被裡恩齊以各種不同的圖畫來表現，拿到街道和教堂去展覽。當群眾帶著驚奇的神色觀看時，無所畏懼和早有準備的演說家，立即對他們解說畫中的含意，指出諷刺的對象，激起大家的熱情，提出在遙遠的未來獲得幸福和得救的希望。

無論是在公開還是私下的場合，羅馬的特權始終是他談論的主題，就是說這座城市對於君王和行省擁有永恆的主權，奴役制度的成果到他的手裡成為自由的號召和誘因。那份賦予韋斯巴薌皇帝最大特權的刻在銅板上面的元老院敕令
[371]

 ，還保存在聖約翰·拉特蘭大教堂唱詩班的位置。皇帝邀請大批貴族和平民前來聽他的政治演說，為了接待他們，刻意修建一座交通方便的劇院。這位公證人穿著一套華麗而又故作神秘的服裝，用譯本和註釋對銅板的銘文進行解釋，
[372]

 熱情洋溢地描述古代光榮的事跡，元老院和人民是一切合法權利的來源。怠惰而又無知的貴族根本不能理解這類演說所要表達的深意，他們有時會對這位平民改革者惡言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但是他經常得到允許到科隆納的府邸，用一些不經之談或命理占卜來娛樂聽眾。這位現代的布魯圖斯為了掩飾自己，不惜使用裝瘋賣傻和插科打諢的手段。在貴族縱情表示輕視時，人民卻把他那恢復昔日美好社會架構的說法，當成極為嚮往、可能發生和即將來臨的大事。所有的市民都對這位救星大聲歡呼，其中還有一些人鼓起勇氣追隨擁護。

一份預言貼在聖喬治教堂的門口，就像是一篇布道講詞，是他的計劃首次公之於眾的證據。阿芬丁山100名市民的夜間集會，是實行計劃的第一步。在宣讀保密和互助的誓詞之後，他向同謀說明冒險行動的重要性而且保證必定會成功。那些一盤散沙的貴族根本拿不出辦法，他們只會擔心虛有其表的實力。所有的力量和權利都掌握在人民的手裡，「使徒會所」的歲入可以用來解救公眾的苦難，教皇本人也對他們擊敗政府和自由的共同敵人表示贊同。等到安排忠誠的隊伍保護首次的演說之後，他通過號角的聲音向全城宣佈，所有人員在第二天的晚上不要攜帶武器，到聖安吉洛教堂前面集合，以完成恢復美好的社會架構的各項準備。整夜都沉浸在奉獻給聖靈的30場彌撒的歡慶之中。

到了第二天早晨(公元1347年5月20日)，裡恩齊全副披掛，沒戴帽子，在100名同謀的簇擁下走出教堂。教皇的代表奧爾維耶托僅是一名主教，同意參加這個特殊的盛典，走在他的右邊陪同前進。三面大旗高高舉起作為起義的象徵：第一面是自由之旗，羅馬坐在兩頭雄獅的上面，一手拿著棕櫚枝另一手握著地球；第二面是正義之旗，上面繪著手執寶劍的聖保羅；第三面旗幟則是聖彼得手裡拿著平等與和諧的鑰匙。裡恩齊為眼前不計其數的人群發出的歡呼聲所鼓舞，他們雖然不瞭解狀況卻抱著無窮的希望，浩大的隊伍開始緩慢移動，由聖安吉洛教堂向著卡皮托進發。勝利的喜悅受到暗中某些情緒的騷擾，他只有極力壓制下去。他在一路攀登共和國這個要塞時，沒有受到任何阻礙，這使他深具信心。他在陽台對著人民進行滔滔不絕的演講，展開的行動和制定的法律能獲得最捧場的認同。那些貴族像是失去有力的雙臂和思考的頭腦，帶著不敢置信的驚愕神色觀看這場奇特的革命。

舉事的時機選得非常正確，態度強硬的斯蒂芬·科隆納剛好不在城內。他一聽到風聲就趕回府邸，裝出對這場平民暴亂不以為意的樣子，並且向裡恩齊派來的信使輕描淡寫地提到，等他哪天空閒無事，就會把這個瘋子從卡皮托神廟的窗子裡扔出去。突然之間大鐘響起警報之聲，暴亂的浪潮是如此的洶湧，巨大的危險迫在眉睫。科隆納在倉促中逃往聖勞倫斯的郊區，經過片刻的休息之後繼續匆忙的行程，直到安全抵達帕勒斯特裡納的城堡，對自己的處置不當感到悔恨，沒有在釀成燎原大火之前先將它撲滅。卡皮托發出全面而專斷的命令，要求所有貴族和平撤回自己的府邸。他們聽命離去，確保羅馬自由且順從的人民得以享有安靜的生活。

然而像這樣自願順從和最早出現的狂熱情緒，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裡恩齊認為一種正常的形式和一個合法的頭銜，可以使篡奪的過程合於正義的要求。按照他自己的看法，羅馬人民為了表示追隨的誠意以及對他權威的服從，會毫不吝嗇地把元老院議員或執政官、國王或皇帝的稱號加在他的頭上。他倒是願意接受更為古老和謙恭的護民官職位，這個神聖的職務主要是保護平民。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個職務從來不曾被賦予任何共和國的立法權和行政權。根據當時的情況以及羅馬人民的同意，這位護民官制定了很多有益的法令，有助於恢復和維持美好的社會架構。第一項法令使得生性誠實和缺乏經驗的人滿足了他們的意願，規定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不得超過15天。當時經常出現的偽證危及公正的審判，因而宣佈應對誣告者處以按照假證詞對被告所判處的量刑同等的懲罰。混亂的時代逼得立法者對殺人犯處以死刑，同時用相等的報復處罰傷害罪，但是在他廢除貴族的暴政之前，要想達成公平公正的施政要求是毫無希望的事。

法律明文規定，除了最高行政官員，任何人不得據有或控制國家的城門、橋樑或塔樓；任何私人守備部隊不得進入羅馬領域之內的市鎮或城堡；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任何人不得攜帶武器或者擅自將房屋改造成工事；貴族有責任維護公路的安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自由運輸；窩藏罪犯和強盜將被處以1000個銀馬克的罰鍰。要不是那些目無法紀的貴族對當局的制裁力量懷有畏懼之心，一切法律規定都會成為一紙空文。卡皮托神廟突然發出警報的鐘聲，仍舊可以召集2萬名志願軍投效到他的旗幟之下，然而要真正保住護民官和他的法令，需要一支常備的正規軍。每個港口的岸邊整備一艘船隻，用來維護商業和貿易的安全，一支常備民兵部隊擁有360名騎兵和1300名步卒，已經在城市的13區部完成徵召，發給服裝和薪餉。通過每個為國捐軀的士兵的繼承人都可以得到100個弗羅林或英鎊的優厚撫恤來看，倒是真正能夠表現出共和國的精神。

裡恩齊為了支付國家的防務、建立糧倉以及救濟孤兒寡婦和貧窮的修女，根本不畏懼從事褻瀆神聖的行為，竟然動用「使徒會所」的收入：主要的三項是爐捐、鹽稅和關稅，每年每項的收入都在10萬個弗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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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採用他所主張的明智辦法，不過四五個月的工夫鹽稅就可以增加3倍，可見原來的貪瀆是何等的驚人。重建共和國的軍備和財政以後，護民官召回處於自主狀況而又孤獨無依的貴族，要求他們親自前來卡皮托神廟，對新政府宣誓效忠，遵守美好社會架構的法律。王侯和貴族考慮到自身的安全，同時更要顧慮在拒絕以後可能會產生的危險，都穿著簡樸的平民服裝返回在羅馬的住處。科隆納、烏爾西尼、薩維利和弗朗吉帕尼這些顯赫的家族，都在一個平民的法庭前感到不知所措。這個人在過去像小丑那樣受到他們的嘲笑，現在則要極力掩飾那按捺不住的憤怒情緒，在大家的眼中顯得更為羞辱可恥。

各種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士，像是教士、鄉紳、法官、律師、商人和工匠，相繼宣讀同樣的誓詞，宣誓人的地位逐漸向下延伸，然而表現的誠意和熱情更為高昂激烈。他們誓與共和國和教會同生死共存亡，教皇的代表奧爾維耶托主教雖然只是給予名義上的協助，但經過他巧妙的運作，將他們的利益與護民官的職務緊密結合在一起。裡恩齊過分吹噓，竟然說他從背叛的貴族政體手中拯救了聖彼得的寶座和產業。克雷芒六世對於貴族的垮台極為高興，假裝相信這位可靠僕從的說法，為他的勝利大聲喝彩，認可他自封的頭銜。護民官對純真的信念保持衷心的關懷，因而使他的言行和思想都受到鼓舞。他暗示曾經從聖靈那裡接受超自然的使命；強制信徒每年要懺悔和領聖餐，否則處以高額的罰金；嚴格保衛忠誠的人民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福利。


 三、羅馬共和國的自由繁榮以及對意大利的期許(1347 A.D.)

自古以來，也許沒有一個人的心靈所表現出的能力和成效，能如護民官裡恩齊在羅馬進行急速而又短暫的改革般令人印象深刻。一群強盜經過改造，成為守紀律的士兵或僧侶；他的法庭耐心聽取控訴，迅速補救匡失，嚴厲懲罰罪行，成為窮人和外鄉人經常進出的場所；無論是家世、地位或教會的豁免，都無法使罪犯和同謀逍遙法外。羅馬城那些不容執法人員進入的特權家族和私人聖所，全都被取締和廢除，他還把這些地方原來用以設防的木料和鐵器拆除，全部用以建設卡皮托，使之成為堅固的城防工事。科隆納家族可敬的族長只能留在府邸裡面，想對罪犯施予援手卻無能為力，更是加倍感到喪失顏面。載運一簍油的騾子在卡普拉尼卡附近被偷走，烏爾西尼家族的領主對道路的安全疏忽守備，不僅要賠償損失，還要處以400弗羅林的罰鍰。貴族的人身安全比起他們的田地房產，並不顯得更神聖不可侵犯。

無論傷害行為是出於偶然還是有意，對於敵對黨派的頭目都一視同仁，將他們繩之以法。彼得·阿加佩特·科隆納是羅馬元老院議員，因傷害他人或背負債務而在大街被捕；馬丁·烏爾西尼的處決雖然延誤，但還是使正義得以伸張。他在台伯河口搶劫一艘失事的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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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還犯下許多罪無可恕的暴行。他那顯赫的名聲、兩位任紅衣主教的伯父、新近結婚和患有重病，堅定的護民官對這些情況根本不加考慮，決心要拿他來殺一儆百。執法人員將他從府邸的新房裡抓走，審判簡捷明快令人激賞，卡皮托的鐘聲召集市民。烏爾西尼被剝去斗篷跪在地上，雙手綁在背後聽取死刑判決，經過簡短的臨終懺悔之後，就被送上絞架。有了這樣一個判決的先例，自覺有罪的人員不再存有獲得赦免的僥倖心理，於是那些歹徒惡棍、目無法紀和游手好閒的人員趕快逃走，羅馬城和鄰近地區很快成為一片淨土。在這個時候(歷史學家的說法)，人們為森林不再有強盜盤踞而感到慶幸，耕牛開始犁田種地，朝聖者前來參拜聖所，道路和客棧都擠滿旅客，貿易、富足和信用重新回到市場中，就是一袋金幣丟在公路上也不會有喪失的危險。臣民的生命和財產得到保障之後，勤勞的工作和報酬的支付自然會隨之恢復，羅馬仍舊是基督教世界的都城，那些在他的政府庇護之下享受到好處的外鄉人，將護民官顯赫的名聲和光榮的事跡傳播到每個國家。

國家獲得解救，使得裡恩齊激起更為龐大或虛幻的想法，要與意大利合併成為一個聯邦共和國，羅馬自然是古老而合法的首領，其他自由的城市和各地的諸侯則是成員和同志。他的文采並不亞於他的辯才，他發出無數的信函交給快捷而可靠的信差，信差手裡執著白色的棍棒步行穿越森林和高山，即使在懷有很深敵意的城邦，也能享有使節神聖的安全保障。不論是出於討好還是確有其事，他們報告說經過的大道兩旁跪著成排的群眾，懇求上天保佑他們的使命圓滿達成。要是感情能聽命於理智，個人利益能屈從於公眾福祉，那麼最高護民官和意大利聯邦真的可能彌合內部的爭執，用阿爾卑斯山作為抗拒北方蠻族的屏障。但是一帆風順的時節轉瞬而過，如果威尼斯、佛羅倫薩、西恩納、佩魯賈和很多等級較低的城市，願意為美好社會架構奉獻生命和財產，那麼倫巴第和托斯卡納的暴君，必然會藐視或憎恨一個創造自由體制的平民。

不管怎麼說，護民官還是從他們那裡及意大利其他地方，獲得友好和尊敬的回答，接著這些諸侯以及共和國就派來使臣。在國外來客聚集的狀況下，無論是舉行歡宴還是商談正事的場合，出身寒微的公證人都表現出大家所熟悉的王者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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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統治之下發生最光彩的事件，就是匈牙利的劉易斯國王向他提出訴訟，指控那不勒斯的珍妮女王，使用謀逆的手段將自己的丈夫絞死，死者就是他的弟弟。為判別她是否有罪，羅馬舉行了一次正式審判，但是在聽取律師的申訴以後，護民官對這個影響重大而且引起反感的案件裁定延期處理，接著這案件很快就被匈牙利人運用武力加以解決。在阿爾卑斯山的北部特別是阿維尼翁，這次革命成為大家好奇和爭論的話題，引起普遍的歡呼。彼特拉克曾經是裡恩齊親密的友人和暗中的顧問，他的作品充滿熱愛國家和鄉土的激情和歡樂，所有對於教皇的尊敬和科隆納的感激，全部消失在一個羅馬市民的無上職責之中。卡皮托神廟的桂冠詩人，對於共和國長治久安和日進有功的偉大前途，懷抱著最崇高的希望，不僅支持這位英雄人物的行動而且對他備加讚譽，同時也表達憂慮的事項和個人的看法。


 四、裡恩齊的惡行、缺失和獲得騎士位階的盛大排場(1347 A.D.)

彼特拉克正沉醉在預言的幻想當中，羅馬的英雄已從名聲和權力的頂峰迅速滑落。人民曾經帶著驚愕的眼光，看著這顆明亮的流星從地平面升起，現在開始注意到它那毫無規則的運行軌跡，以及忽明忽暗的光度變化。裡恩齊的辯才勝於智慧，進取而無決斷，空有不世的才華，缺乏冷靜和克制的理性加以均衡，把希望和恐懼的目標憑空放大了10倍。他並非靠著謹慎的言行才登上寶座，當然不會改善這方面的缺失來鞏固既得利益。在光輝耀目的成功過程之中，他的美德不知不覺染上四周的罪惡：殘暴混入他的公正，揮霍滲進他的慷慨，幼稚和誇耀的虛榮融入他那好名的慾望。他應該非常清楚，古代的護民官在公眾的眼裡強勢而又神聖，但是個人的舉止、服裝和外表與一般平民毫無差別，他們通常是步行進城，只有一個傳令或差役協助處理職務有關的事項。

格拉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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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讀到這位繼承人響亮的稱號和頭銜，就會皺著眉頭或露出無可奈何的笑容：「嚴明而仁慈的尼古拉，羅馬的解救者，意大利的保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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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自由、和平與正義的朋友，護民官奧古斯都。」裡恩齊拿戲劇性的盛大場面來為革命做準備，竟然生活在奢侈和傲慢之中，濫用政治的原則：對群眾講話要看著他們的眼睛，更要瞭解他們內心的想法。他天生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後來因為飲食不知節制變得過度肥胖；身為行政官員要擺出莊重和嚴厲的神色，倒是能夠改正動輒大笑的習慣。他在公開場合的服飾都很講究，穿著一襲雜色天鵝絨或綢緞的長袍，有皮毛的襯裡和金線的繡花；手裡拿著正義的標桿，這是一根純鋼製成的極為光亮的權杖，頂上鑲著一個圓球以及黃金的十字架，裡面包著神聖的「真十字架」的碎片。他排出民事和宗教的隊伍在城市裡行進，總是騎著一匹象徵皇權的白色駿馬，共和國的巨大旗幟在他的頭頂飄揚，上面繪著太陽和一圈星星以及口銜橄欖枝的鴿子。大把的金幣和銀幣撒向群眾，50名手執長戟的衛士維護在他的四周，一隊騎兵走在前面開道，他們使用的大鼓和喇叭都是用純銀製成。

裡恩齊的野心是要獲得騎士的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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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暴露出了他家世的寒微，也貶低他的職務的重要性。這位騎士護民官拋棄平民而接納貴族，但貴族和平民對他同樣感到厭惡。所有尚存的財富、奢侈品或藝術品，全部在那莊嚴的一天中消耗殆盡(公元1347年8月1日)。裡恩齊率領遊行隊伍從卡皮托神廟前往拉特蘭大教堂，漫長的路途中有各種華麗的裝飾和表演的節目消除煩悶的情緒，神職執事、文職官員和軍隊官兵都在各自的旗幟下行進，裡恩齊的妻子由大群羅馬婦女陪同。意大利各地派來的使臣看到這個新奇的熱鬧場面，不是高聲稱讚就是私下訕笑。當隊伍在晚上到達君士坦丁的教堂和宮殿以後，他在道謝之餘便解散人數眾多的集會，邀請大家在第二天來參加盛大的慶典。他從一位年高德劭的騎士手裡接受聖靈的騎士團勳位，淨身和齋戒都是先期奉行的儀式。

在裡恩齊的一生之中從未遭到如此嚴重的譴責和非難，他竟然褻瀆神聖，膽敢使用那個西爾維斯特教皇曾用來治癒君士坦丁麻風病(這是一個很愚蠢的傳說)的斑岩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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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民官用同樣僭越的舉動，在洗禮所這個神聖的區域之內到處觀望並且當作休憩之處，禮儀使用的御床垮掉，被解釋為即將敗亡的預兆。等到開始做禮拜時，他穿起紫色長袍佩上寶劍，腳上是閃閃發光的馬刺，表現出威嚴的姿態會見再度聚集的群眾。但是，他的輕浮和倨傲使神聖的儀式為之中斷。裡恩齊從寶座上站起來，走近參加禮拜的會眾，高聲宣佈：

我們要召喚克雷芒教皇到法庭來，命令他留在羅馬教區。我們也要召喚神聖的樞機主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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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再度召喚那兩個冒充者——波希米亞的查理和巴伐利亞的劉易斯，他們竟敢自稱為皇帝。同樣，我還要召喚日耳曼所有的選侯，讓他們告訴我們，以什麼借口來篡奪羅馬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只有羅馬人民才是帝國古老和合法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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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拔出尚未沾染人血的寶劍，向著世界的3個方位揮舞3次，同時三度大言不慚地高聲喊叫：「這些很快也是我的!」教皇的代表奧爾維耶托主教想要阻止他這種愚蠢的舉動，過於微弱的規勸聲音被軍樂所壓制。奧爾維耶托主教並沒有退出會場，而是坐在過去為至高無上教皇所保留的餐桌旁，同意與他的護民官兄弟一起進食。為羅馬人準備的這一次宴會，過去只有愷撒能夠舉辦。拉特蘭教堂的大廳、廊道和庭院，全部擺滿數不清的餐桌供各階層的男女使用，葡萄酒像一道溪流般從君士坦丁的銅馬鼻孔中噴出來，除了飲水不夠喝以外沒有聽到其他的抱怨，群眾受到紀律和恐懼的約束倒是不敢胡作非為。此後的一天被指定為裡恩齊加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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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頂由不同葉片或金屬製成的皇冠，由羅馬地位最顯赫的教士依次戴在他的頭上，象徵著聖靈的七項恩典，然而他現在仍舊聲稱要傚法古代護民官的榜樣。這種極其壯觀的場面可能會蒙騙或討好民眾，他們的虛榮心隨著首領的自我炫耀獲得滿足，但是他在私生活方面，很快背離節儉和克制的嚴格標準。那些曾對貴族的富麗堂皇感到驚愕的平民，現在看到同儕的奢侈腐化真是痛心疾首。他的妻子、兒子和叔父(一個如假包換的理髮匠)粗俗的舉止和皇家的揮霍形成強烈的對比，裡恩齊沒有獲得國王的威嚴卻感染了國王的惡習。


 五、羅馬貴族的畏懼和痛恨以及武力的反抗行動(1347 A.D.)

一個市民帶著憐憫甚或愉悅的表情，描述羅馬的貴族所受的羞辱：「他們光著頭雙手抱胸，站在護民官的面前，眼睛垂視地上，全身顫抖，面無人色，啊!上帝!他們多害怕啊!」只要裡恩齊對他們採取各種限制，合乎正義而且是為了國家，即使他的傲慢和利益激起貴族的痛恨，良心還是會逼得他們尊敬這個人，然而過度的行為就會帶來藐視，更為增長恨意，同時發現他已經不再受到公眾根深蒂固的信賴，這使他們產生可以推翻這種權力的希望。科隆納和烏爾西尼這兩個家族面臨共同的羞辱，只有將古老的世仇宿怨放下，他們有一致的意願要進行聯合的行動。一名刺客被捕受到刑求供出主使的貴族，裡恩齊像暴君一樣產生猜疑的心理，運用殘酷的手段，很快就自食惡果。他在同一天假借各種借口，邀請最重要的仇敵到卡皮托，其中烏爾西尼家族有5位成員而科隆納家族有3位。他們發現沒有召開會議或是舉行歡宴，反而成為專制或正義之劍的階下囚，無論是自覺無辜還是深感有罪，他們同樣憂慮面臨的危險。

人民在鐘聲的召喚下聚集起來，那些貴族們被指控密謀活動要殺害護民官，雖然其中有幾位陷入不幸的處境會引起同情，但是沒有人伸出援手或是說句公道話，來拯救這些即將判罪的貴族。他們面臨絕望的關頭，只有表面裝出勇敢的神色，在分開囚禁的小室中度過無眠和痛苦的夜晚。德高望重的英雄人物斯蒂芬·科隆納敲打著房門，要求警衛盡快將他處死，免得在可恥的奴役生活中苟延殘喘。到了早晨，他們聽到告解的神父來訪和鐘聲響起，明瞭即將宣佈判決。卡皮托的大廳裝飾著紅色和白色的帷幕，血腥的場面看起來一股肅殺之氣，護民官的面容陰沉而凶狠，劊子手的長劍已經出鞘，貴族臨死前的講話被號角的聲音打斷。

在面臨決定性命運的時刻，裡恩齊看起來與這些犯人同樣緊張和憂慮：光輝耀目的世家門第、勢力強大的倖存親屬、輕浮易變的羅馬人民以及西方世界的無情指責，都使他感到畏懼。這種魯莽的行動已經帶來致命的傷害，他還有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他要是能寬大為懷，也會受到同等的對待。他發表精心推敲的演說，像仁慈的基督徒和懇求者，身為人民推選出來的非常謙卑的行政首長，他乞求國家的主人要原諒這些身為貴族的罪犯，願意用忠誠和職權立下誓言，一定會讓他們悔改繼續為國服務。護民官說道：「要是羅馬人本著仁慈的精神赦免你們，難道你們還不願提出承諾，用生命和財產來支持這美好的社會架構？」貴族為他那不可思議的寬恕作風感到驚奇不已，全都俯首認罪，當他們虔誠地復誦忠誠誓詞時，內心可能更加堅定了報仇雪恥的意念。一位教士以人民的名義宣佈赦免他們的罪行，他們就與護民官一起接受領聖體儀式，舉行宴會協助招待來客，跟隨遊行隊伍參加各種活動。無論是宗教還是世俗方面都表現出和解復交的各種跡象以後，他們帶著新的職位和頭銜，像是將領、執政官和大公，安全離開，回到各自的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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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考慮到即將面臨的危險而不是獲得釋放的喜悅，因此拖了幾個星期沒有動手，直到最有勢力的烏爾西尼家族與科隆納家族從城中逃出，在馬裡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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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反叛的旗幟，很快修復城堡的防禦工事，家臣都來追隨他們的領主，亡命之徒武裝起來對抗政府官員。從馬裡諾到羅馬的城門，所有的牛羊、牲口、作物和葡萄園全部被搜刮一空或徹底破壞。人民指控裡恩齊是災禍的始作俑者，他的政府竟然教導他們要忘記有這回事。裡恩齊在軍營中沒有像在講壇那樣發揮他的才能，一直忽略反叛的貴族發展的狀況，到後來才知道他們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城堡的守備森嚴。他並沒有從李維的著作中習得將領的本領甚或勇氣，率領一支2萬名羅馬人的軍隊圍攻馬裡諾，沒有獲得絲毫的成效和榮譽就班師回朝。他的報復行動以繪出敵人垂頭喪氣的樣子而感到滿足，同時以兩條淹死的狗(至少也應該是熊)來代表烏爾西尼家族的成員。貴族認定他沒有領導統御的能力，何況還受到暗中擁護者的請求，於是擴大作戰的行動。他們以4000名步卒和1600名騎兵發起攻擊，要憑著軍隊的實力或奇襲的手段進入羅馬(公元1347年11月20日)。

城市完成迎擊的準備，警鐘整夜響個不停，城門受到嚴密的守備，為了表示對敵人的輕視而打開。他們舉棋不定，最後發出撤退的信號，兩個在最前面的單位已經越過城牆，發現能夠不受阻擋地進入通路，使得在後衛的貴族不顧一切要發揮奮勇向前的精神。經過一場混戰之後，他們被羅馬群眾擊潰，遭到毫不留情的屠殺。小斯蒂芬·科隆納在此役陣亡，他的貴族風範被彼特拉克譽為意大利維新的主導人物。先於或在他之後過世的親人，還有他的兒子約翰這個勇敢的青年，他的弟弟彼得對沒有留在教會，享受安逸而崇高的地位一定會感到遺憾，一位有合法身份的侄兒和科隆納家族的兩個私生子，加上那位年邁的族長使家族的希望和產業得以倖存，現在為之哀悼的父親受到這個痛苦的打擊也隨之而去。對於這7個人，裡恩齊把他們稱為奉獻給聖靈的7個冠冕。聖馬丁和教皇卜尼法斯的顯靈和預言，護民官用它來激勵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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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在追擊之中他能展現出一位英雄人物的氣勢，但他忘記了古老羅馬人的原則，那就是他們痛恨在內戰獲勝以後舉行凱旋式。

征服者登上卡皮托，將他的皇冠和權杖存放在祭壇上面，帶著幾分事實大肆吹噓：對於教皇或皇帝都不敢動一根寒毛的家族，他已經割下了他們的一隻耳朵。他那卑劣和難以平息的報復心理，使他拒絕讓死者獲得體面的葬禮，甚至威脅要將科隆納成員的遺體當作十惡不赦的罪犯懸屍示眾，最後還是他們家族那些出家的修女暗中將他們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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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同情他們的悲痛並且為自己的狂怒而感到悔恨，對於裡恩齊極不得體的歡欣感到厭惡。他帶著興高采烈的神情去巡視這些顯赫的犧牲者喪生的地點，就在這個重要的地點他將武士的勳位頒贈給自己的兒子。典禮隨著衛隊的騎士每人給予輕微的一擊而完成，並且在一個水池進行荒謬和殘酷的淨身，這裡仍舊為大公流出的鮮血所污染。


 六、護民官裡恩齊的沒落、逃亡、囚禁、復位和死亡(1347—1354 A.D.)

短暫的延遲原本可以拯救科隆納家族，短短的一個月工夫，裡恩齊就從凱旋落到被放逐的地步。他在勝利的驕傲之中喪失了原先還能保留的公德之心，然而並沒有獲得軍事方面卓越的名聲，城市出現自由擴展而又極其活躍的反對勢力。等到護民官在公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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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新的稅法和制定佩魯賈的政府組織時，39個成員投票反對他的措施，還能擊退叛逆和貪污帶來危害的指控。在他們有力的排斥之下，他瞭解到目前的狀況，即使群眾繼續支持他的事業，他也已經被最受尊敬的市民所否決。教皇和樞機主教團從來沒有被他似是而非的表白所迷惑，現在正好被他那倨傲無禮的言行所觸犯。一位紅衣主教擔任派往意大利的特使，經過毫無結果的商議以及兩次當面晤談以後，用嚴詞譴責的方式發佈教皇的諭令，將護民官革出教門並且罷黜他的職位，烙上叛逆、褻瀆和異端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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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的羅馬貴族現在都很謙恭，表達出忠誠的意念，基於利益和報復，他們提出保證要為教會服務，但是過去目睹科隆納家族的下場，讓他們把革命的危險和光榮丟給一群普通身份的亡命之徒。

約翰·丕平是米諾比諾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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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的領地位於那不勒斯王國之內，因為他的罪行或富有而受到永久監禁的判決。彼特拉克為了解救他，等於為自己的朋友帶來了間接性的毀滅。米諾比諾伯爵率領150名士兵，受到引導進入羅馬，設柵防守科隆納家族控制的區域，發現這個幾乎不可能的冒險行動竟能輕易達成。從發佈第一次的警報開始，卡皮托的鐘聲一直響個不停。但是沒有人回應這個熟悉的信號，人民保持沉默毫無動靜，膽怯的裡恩齊用歎息和眼淚哀悼他們的忘恩負義，只有放棄共和國的政權和宮殿(公元1347年12月15日)。

丕平伯爵無須拔出他的寶劍就恢復了貴族政體和教會的權勢，要選出3位負責統治的元老，教皇的特使據有最高位階，從敵對的科隆納和烏爾西尼家族選出兩位同僚。護民官制定的法案全部廢除，並掛出懸賞，誰能取得他的人頭，就能拿到一大筆賞金。然而他的名聲仍舊使人畏懼，貴族還是猶豫不決達3天之久，直到他們自信已經在城市站穩腳跟。裡恩齊留在聖安吉洛城堡的時間超過了一個月，經過一番努力，想要恢復羅馬人的擁護和勇氣，直到完全無效後，他非常平靜地從那裡撤離。自由和帝國的美好展望已化為烏有，在安寧和秩序的撫慰之下，他們的銳氣已經喪失，完全屈從於奴性。有關這點倒是很少有人提到：新上任的元老從羅馬教廷得到他們的權限，4位紅衣主教被授予專制力量來改進共和國模式。貴族之間相互憎惡卻又藐視平民，爆發血腥的世仇宿怨再度使羅馬紛爭四起，那些充滿敵意的堡壘，無論是在城鎮還是鄉村，重新建立以後又遭到摧毀。

佛羅倫薩的歷史學家提到愛好和平的市民，就像被劫掠的惡狼所吞食的羊群，但是當他們的傲慢和貪婪耗盡羅馬人的耐性，聖母瑪利亞慈悲為懷的社會就會保護共和國或者為他們報仇雪恥。卡皮托的鐘聲再度響起，全副武裝的貴族在手無寸鐵的群眾面前顫抖不已，提起這兩位元老，科隆納從皇宮的窗戶逃走，烏爾西尼被石塊擊斃在祭壇的前面。護民官這個高危職位，陸續為塞羅尼和巴隆塞利這兩個平民所據有。塞羅尼的性格溫和，並不適合那個時代，經過一陣軟弱無力的奮鬥以後，帶著良好的名聲和足夠的財富退休去過舒適的農村生活；而巴隆塞利雖然欠缺辯才和天賦，但出眾之處在於決斷的精神，他說話的語氣像愛國人士，卻向著暴君的路途邁進，任何人只要引起他的懷疑就會受到死刑的判決，殘酷的行為使他獲得死亡的報酬。公眾面臨不斷的災難，裡恩齊的過錯已被人遺忘，羅馬人渴望美好社會架構的和平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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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放逐7年以後，第一位解救者再度光復他的國家。他裝扮成僧侶或朝聖客逃離聖安吉洛城堡，在那不勒斯，懇求匈牙利國王伸出友誼之手，激起每一個大膽冒險家的遠大抱負，與大赦年的朝聖客一起混跡於羅馬，藏身在亞平寧山的隱士間，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波希米亞的城市之間四處漫遊。他本人已經不知所終，卻仍舊威名遠震，焦急的阿維尼翁教廷不僅認同而且誇大他的功勳。皇帝查理四世接見一名陌生人，他坦承自己是共和國的護民官，用愛國者的口才和預言家的眼光，談起暴政的敗亡和聖靈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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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參加會議的使臣和王侯都大感驚奇。無論將希望寄托於何處，裡恩齊發現自己始終還是一名囚犯，支持一個獨立而尊貴的人物成為他唯一的選擇，至高無上的教宗對他發出不可抗拒的召喚。彼特拉克看到朋友這種毫無價值的行動，宗教的狂熱開始冷卻下來，一直等到他吃盡苦頭並再度現身以後，狂熱才又開始死灰復燃。他口不擇言地抱怨那個時代的狀況，提到羅馬的救星被皇帝拯救卻送到主教的手裡。裡恩齊在安全的監護之下被很緩慢地從布拉格轉送到阿維尼翁，他在進入這座城市後，被當成十惡不赦的罪犯，戴著腳鐐打進監牢之中，4位紅衣主教被指派來調查異端和謀叛的罪行。

對他的審判和定罪會涉及一些問題，為了審慎起見還是保持隱秘，不讓人知曉：像是教皇在塵世的最高權力、對居留地應盡的責任、羅馬的教士和人民在民事和教會方面的特權。正在統治的羅馬教皇符合「仁慈」的稱號，這位囚犯極其奇特的命運枯榮和寬宏大量的風度氣概，引起他的同情和尊敬。彼特拉克尊敬這位英雄人物具有詩人的神聖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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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恩齊的監禁獲得優容，生活非常舒適，可以閱讀各種書籍，他孜孜不倦研究李維的著作和《聖經》，尋找遭遇不幸的原因，從而獲得心靈的安慰。

英諾森六世接任教皇，為裡恩齊的獲釋和復職帶來新的希望，阿維尼翁教廷被人說服，獲得成功的叛徒可以安撫並改進都市的混亂情勢。經過莊嚴的儀式，立下表白忠誠的誓言以後，羅馬的護民官被授予元老的頭銜前往意大利。但是巴隆塞利的死亡似乎解除了他的任務，擔任特使的紅衣主教阿波諾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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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位極其卓越的政治家，帶著幾分勉強同意他進行危險的試驗，並沒有在旁加以協助。他起初獲得的歡迎符合心中的期望，進城的日子是公眾的節慶，他用辯才和權威恢復美好社會架構的法律，但這種瞬間的艷陽很快為他的缺陷和人民的惡習所遮蓋。他在卡皮托經常為阿維尼翁的監獄生活感到遺憾，經過4個月的第二次統治以後，裡恩齊在一場被羅馬貴族教唆的暴動中被殺(公元1354年9月8日)。

在和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亞人的交往中，據說他感染了酗酒和殘酷的習慣，常處逆境使他的熱情凍結，並沒有強化他的理性或美德。他年輕時期心懷遠大抱負，立下功成名就的誓言，然而無能為力使他的熱情漸趨冷淡，如今就連僅存的信心也喪失殆盡，陷入了徹底的絕望。在羅馬人的選擇和他們的心目之中，護民官的統治曾經擁有絕對的主權，元老不過是外國教廷充滿奴性的行政首長，一旦受到人民的猜疑就會為君王所拋棄。教皇的特使阿波諾茲似乎想要讓他遭到滅亡的命運，無情地拒絕給予人員和金錢的支援。對於教廷財務部門的歲入，忠誠的臣民不敢再打主意，只要提出稅收方面的構想就等於發出動亂和反叛的信號。甚至就是他的司法審判也為自私和殘忍的罪惡或譴責所玷污，羅馬德行最崇高的市民成為嫉妒的犧牲品。處死一名公眾掠奪者以後，可以從他的錢袋獲得補助，行政長官對於債主的義務不是完全遺忘，就是記得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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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戰耗盡了國家的財富和城市的耐性，科隆納家族在帕勒斯特裡納仍舊保持敵對的立場，裡恩齊的傭兵部隊很快就對這位領導者充滿了輕視，他的無知和害怕對於部將建立功勳抱著猜忌的態度。

無論裡恩齊是死是活，英雄與懦夫都很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無法分辨。當卡皮托被怒火沖天的群眾包圍，當他被政府和軍方的屬下很卑劣地予以拋棄，大無畏的元老高舉自由的旗幟，親自現身在陽台上，用口若懸河的辯才向激情的羅馬人發表談話，用盡力氣想要說服大家，自己和共和國的大業共存亡。他的演說為如雨落下的詛咒和石塊所打斷，等到一支箭射穿他的手臂，整個人陷入極其悲慘的絕望之中，他流著眼淚逃到內室，用床單從這個監獄的窗口垂吊下去，得不到幫助也毫無希望，一直被圍困到夜晚。卡皮托的大門被戰斧和火焰摧毀，就在元老想要穿著平民的服裝逃走時，被發現並且拖到宮殿的平台上面。審判和行刑就在這個取走他性命的地點，整整一個小時，他都處於半裸和半死的狀況站在群眾的中間，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或做出一點動作。他們的狂暴因為好奇和驚訝而變得沉靜，報復和憐憫的情緒仍舊在他們的內心引起掙扎，要不是一個大膽的兇手用短刀插進他的胸膛，他們可能會因而不了了之。他在一擊之下喪失性命，敵人再施加1000個傷口也是毫無意義的報復，元老的屍體留給野狗啃食，或是讓猶太人褻瀆，再不然用火焰來吞噬。後世會評定這位不同凡響人物的功過，但在長期的混亂和奴役狀況下，裡恩齊的名字常被當成國家的救星而受到大家的讚揚，說他是最後一位愛國的羅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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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廷從阿維尼翁遷回羅馬的行動及產生的後果(1355—1378 A.D.)

彼特拉克念茲在茲的願望是恢復自由的共和國，但是當他的平民英雄受到放逐和過世以後，他就將眼光從護民官轉移到羅馬國王身上。查理四世從阿爾卑斯山下來接受意大利和帝國的皇冠(公元1355年1月至5月)，這時裡恩齊在卡皮托神廟流出的鮮血還未洗刷乾淨。他在途經米蘭時同意桂冠詩人的拜訪，用來而不往非禮也的態度相互恭維一陣。他接受了一枚奧古斯都的獎章，板著臉承諾要以羅馬帝國的創始人作為自己的榜樣。誤用古代的名字和原則成為彼特拉克得意和失望的根源，然而，他也不能忽略時代和性格的差異，早先那些愷撒和如今一位波希米亞國君之間的差距無法以道理計。這位國君受到教士的青睞，被推選為日耳曼貴族政體虛有其名的頭目。查理四世非但沒有善盡責任，恢復羅馬的光榮和所屬的行省，反而與教皇簽訂一個秘密協定，答應在他加冕那天撤離，這個可恥的退卻行動受到愛國的吟遊詩人在後面嚴詞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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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喪失自由和帝國以後，第三個願望並不大，只是希望牧人與羊群和好如初，將羅馬主教召回古老的教區。彼特拉克帶著年輕人的熱忱和老年人的權威，連續給5位教皇寫信提出規勸，懷著火熱的感情，用流暢的文字表達出口若懸河的辯才。身為佛羅倫薩市民的兒子，永遠喜愛出生的鄉土遠勝過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的眼裡，意大利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園，雖然這片國土上黨派林立，但是就藝術、科學、財富和風雅而言，毫無疑問要居於法蘭西之上。這種差異也很難支持他的說法，那就是將阿爾卑斯山以外的國家都稱為蠻夷之地。阿維尼翁是神秘的巴比倫，是罪惡和墮落的淵藪，是他憎恨和藐視的對象，然而他卻忘記了那些可恥的罪惡並非當地的產物，不論在何處都附生於教廷的權勢和奢華。彼特拉克承認聖彼得的繼承人是世界教會的主教，但這位使徒把永恆的寶座建立在台伯河畔，並非現在的羅訥河岸邊。當基督教世界的每座城市都受到一位主教給予祈福時，只有這座孤獨的都城被人遺忘。

自從神聖的教區遷移以後，拉特蘭和梵蒂岡的神聖建築連帶那些祭壇和聖徒，都淪落到貧困和衰敗的境地。羅馬經常被描繪成一個人老珠黃的主婦，好似這個年邁多病終日哭泣的妻子，憑著一幅簡陋的畫像就能召回在外浪蕩的丈夫。但是籠罩在羅馬七山的烏雲會被合法統治者的到來驅散，不朽的令名、羅馬的繁榮和意大利的和平，都會成為敢抱著此一偉大決心的教皇應得的報酬。彼特拉克規勸的5位教皇之中，前面3位是若望二十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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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他們受到膽識驚人的演說家不斷的糾纏，為他的行為感到可笑。但是烏爾班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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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進行令人難忘的改革，最後在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手裡完成。為了執行這個計劃，確實遭到巨大和難以逾越的障礙。法蘭西國王無愧於蓋世才華的盛名，不願教皇從安居一隅的從屬關係中脫離，紅衣主教大多數是他的臣民，全都依附著阿維尼翁的語言、習俗和地域，還有那些雄偉的府邸，最重要的，還依附著勃艮第的葡萄酒。在他們的眼裡，意大利是充滿著敵意的外國地方。他們帶著勉強的態度在馬賽上船，好像被出售或放逐到薩拉森人的國土一樣。烏爾班五世在梵蒂岡度過3年安全和榮譽的時光(公元1367年10月16日—1370年4月17日)，神聖的地位受到一支2000名騎兵衛隊給予的保護。塞浦路斯的國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東部和西部的皇帝，都來到聖彼得的寶座前，向共同的父親致以誠摯的問候。但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歡欣很快變成悲痛和憤恨。基於某些公共或私人的原因，或許是他本人的急躁難耐或者是紅衣主教的不斷懇求，烏爾班五世奉召回到法蘭西，使得即將到來的選舉免於受制於羅馬人暴虐的愛國主義。天國的偉力干預他們的前途和事業，瑞典的布裡傑特是一位聖徒和朝聖者，不贊成烏爾班五世的歸去，並且預言他即將亡故。

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搬遷(公元1377年1月17日)獲得西恩納的聖凱瑟琳的大力鼓勵。聖凱瑟琳是獻身於基督的修女，也是佛羅倫薩的使臣，不論是教皇本人還是有的大師，全部聽命於這些通靈的婦女。然而這些上天的諫言獲得世間政策若干論點的支持，阿維尼翁的府第受到敵對派系的暴力侵犯。有位英雄人物率領3萬名土匪和強盜，向基督的代理人和樞機主教團勒索贖金並且要求赦免一切罪孽。法蘭西勇士所奉行的方針是放過民眾搶劫教堂，這是一種新的異端邪說，具有極其危險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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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教皇被逐出阿維尼翁時，他受到羅馬極力的邀請，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成合法的統治者，將城門、橋樑和堡壘的鑰匙送到他的腳前，至少還要加上台伯河彼岸整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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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誠的奉獻附帶一項聲明，就是不再忍受他長期離朝所惹起的物議和災禍。他要是固執己見，最後就會逼得他們使出撒手鑭，重新恢復最早擁有選舉教皇的權利。他們派員與卡西諾山修道院的院長進行商議，問他是否接受教士和人民授予的三重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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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可敬的神職人員回答道：「我是羅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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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的召喚是我應遵守的法律。」
[403]



要是迷信可以解釋一個人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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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建議的優劣可以通過結果來判斷，那麼這個看似有理和正當的行為，似乎引起了上天的反感。格列高利十一世從返回梵蒂岡到亡故不過14個月(公元1378年3月27日)，隨著他的崩殂，西部的大分裂接踵而至，給拉丁教會帶來的困擾長達40年之久。當時的樞機主教團由22員主教組成，有6位仍舊留在阿維尼翁，剩下的11位法蘭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照規定的方式參加秘密會議，當時他們的選擇並不限於樞機主教，結果一致贊同巴利大主教繼任教皇。他是那不勒斯的臣民，以熱心和博學著稱於世，用烏爾班六世作為稱號登上聖彼得寶座(公元1378年4月9日)，樞機主教團的文書認定這次的選舉出於自由意志而且合乎常規，同以往一樣受到聖靈的啟示。他按照慣常的方式進行敬謁、授封和加冕，羅馬和阿維尼翁都服從他的世俗權威，拉丁世界承認他擁有宗教的最高權力。紅衣主教在幾個禮拜的時間裡都隨侍在新主子左右，擺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樣子。直到炎熱的夏季到來，使他們有充分的理由離開城市，剛剛在阿納尼和豐迪會合，就在安全的地點撕下假面具，公開譴責自己的行騙作假和偽善欺世，要將羅馬的背教者和反基督者革出教門，重新選舉日內瓦的羅伯特為克雷芒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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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378年9月21日)，向所有的民族宣佈：這才是真正合法的基督代理人；他們第一次的選舉是在死亡的恐懼和羅馬人的威脅下，並非出於自願，因不合法而作廢。

他們的抱怨不是沒有道理，對於可能的結果和目前的事實出現了很有力的證據：法蘭西籍紅衣主教有12名，超過法定人數的三分之二，完全控制選舉，不論他們是否帶有行省居民的嫉妒心，都不能就此認定他們願意為一個外國的候選人犧牲自己的權利和利益，何況教皇落到外國人頭上，他們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國了。在各式各樣矛盾的敘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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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群眾的暴力不是過分渲染就是著墨不多，叛逆的羅馬人產生違法犯紀的行為，完全出於古老特權的煽動和教廷再度遷移的危機。3000名造反分子手執武器包圍秘密會議的議事廳，發出恫嚇的喊叫聲，卡皮托神廟和聖彼得大教堂響起警報的鐘聲。「兩條路：死亡或是選出意大利籍教皇」成為一致的呼號，城內每個區部的12名方旗爵士或頭目，用仁慈的勸告方式發出同樣的威脅，已經完成準備工作要燒死頑固的紅衣主教，如果他們選出山北高盧的臣民，很有可能無法活著離開梵蒂岡。同樣的限制使得他們要弄假成真，用來掩蓋羅馬人和全世界的耳目。

烏爾班的驕縱和殘暴構成一種更難以逃避的危險，他們很快發現這個暴君的真面目，他可以一邊聽著6位紅衣主教在鄰近一個房間的刑架上呻吟，一邊在花園裡散步，並背誦主禱文。他對他們的奢侈和惡行大聲叱責的不衰的熱情，似乎要把他們和他們在羅馬教區的地位和職責聯繫起來。要不是他在最新的教職擢升上出現致命的延誤，那麼法蘭西的紅衣主教在樞機主教團將成為無所作為的少數派。完全是基於這些理由，以及希望能夠再度越過阿爾卑斯山，他們才會表現出魯莽的行為，破壞了教會的和平與團結，雙重選舉的功過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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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天主教的學院裡爭論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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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虛榮心而非利益在主導法蘭西的宮廷和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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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沃利、西西里、塞浦路斯、阿拉貢、卡斯蒂利亞、那瓦爾和蘇格蘭等國家，受到法蘭西的榜樣和權勢的影響，全都聽命於克雷芒七世；他逝世後，他們再聽命於本尼狄克十三世。羅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蘭
[410]

 、低地國家和北方的王國，仍舊擁護之前選出的烏爾班六世；他死後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諾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繼承。


 八、西部的宗教分裂、聯合談判以及大公會議(1378—1418 A.D.)

從台伯河和羅訥河的河岸，兩個敵對的教皇展開文字和武力上的鬥爭，民政和宗教的社會秩序為之動盪不安，羅馬人在這場災難中吃盡苦頭，還受到譴責說是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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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眼高於頂，竟然以為可以使羅馬恢復宗教王國的地位，並依賴各民族的貢金和奉獻來解救自己的貧窮，但法蘭西和西班牙的分離改變了來自朝聖者財源的流向，就是硬要在10年之內舉行兩次大赦年的節慶，得到的收入也無法彌補他們的損失。烏爾班六世和3位繼承人出於教會的分裂活動、外來的軍事威脅以及民眾的暴動騷亂，被逼得無法在梵蒂岡安居。科隆納和烏爾西尼兩個家族宿怨已深、尋仇不斷，羅馬的方旗爵士堅持要享有並濫用共和國的特權。基督的代理人徵集一支武裝部隊，用絞架、刀劍和匕首來懲治反叛的行為。在一次為建立友好關係而召開的會議上，11名人民代表慘遭殺害曝屍街頭。

自從諾曼人羅伯特入侵以來，羅馬人一直進行的都是內部鬥爭，並沒有外人干預的危險。但是，教會分裂帶來的混亂使得一位鄰人乘虛而入，那不勒斯國王拉底斯勞斯視需要交替支持或背棄教皇和人民。教皇稱他為教會的將領，人民根據他的提名選出政府的官員。他從陸路和水路包圍羅馬，三度作為蠻族征服者進入城門，玷污聖壇，強暴少女，搶劫商賈，在聖彼得大教堂奉行聖事，並且在聖安吉洛城堡留下一支守備部隊。他的軍隊有時還是會遭到不幸，全被羅馬人殺害，他因為耽擱3天的時間才保全了性命和王冠，接著還是拉底斯勞斯贏得勝利。現在只有等他不幸夭折，才能將都城和教廷國從這位野心勃勃的征服者手裡拯救出來。他已經僭用羅馬國王的頭銜，至少他擁有登上寶座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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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意願去寫有關教會分裂的宗教史，但是最後幾章的主題是羅馬，裡面提到統治者產生爭議的繼承權問題，倒是與教會的分裂有密切的關係。巴黎大學(索邦神學院)最早就基督教世界的和平與統一問題召開了幾場研討會，那裡的教授和博士被高盧教會尊為頂尖的神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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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行事非常謹慎，對於爭論不清的起源和得失的問題，不願進行深入的探討，只是提出建議作為補救的措施：那就是等到對立派系的紅衣主教獲得資格，能夠參加合法的選舉以後，羅馬和阿維尼翁兩位自封的教皇同時退位；要是這兩位競爭者其中任何一位把個人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上，那麼各民族便可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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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的服從。每當教皇出現空位期時，這些教會的挽救者力圖避免倉促的抉擇可能造成的危害，但是秘密會議的政策和與會成員的野心，全都拒絕聽從理智和懇求的呼籲。無論做出任何承諾，紅衣主教的誓言對教皇都毫無拘束的力量。

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裡(1392—1407 A.D.)，巴黎大學謀求和平的計劃受到敵對教皇的伎倆、雙方擁護者的疑慮或激情，以及法蘭西黨派傾軋的興衰起伏，精神錯亂的查理六世受到他們的擺佈的影響，始終無法實現。最後還是做出行動積極的決定，組建了一個正式使節團，其中的成員有：亞歷山大裡亞有名無實的教長、2位大主教、5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長、3位騎士和20位神學博士，派到阿維尼翁和羅馬的教廷，用教會和國王的名義，要求兩位自封為教皇的人退位，那就是自稱為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彼得·德·盧納，以及僭用格列高利十二世稱號的安吉洛·科拉裡奧。這些使節為了維護羅馬古老的榮譽，完成君王交付的使命，要求與城市的行政官員舉行會商，向他們很明確地宣佈，身為基督徒的國王不願把神聖的教區從梵蒂岡遷走，因為這裡才是聖彼得的寶座真正應該放置的地點，這樣一來讓當地的官員感到十分滿意。有一位辯才出眾的羅馬人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名義，重申他們的意願是要促成教會的統一，為長期分裂帶來的世俗和宗教的災難而感歎不已，要求法蘭西給予保護以抗拒那不勒斯國王的武力威脅。本尼狄克和格列高利都回答得頭頭是道，但也都是滿口謊言，敵對的雙方真是一丘之貉，對於退位問題避而不提。他們一致同意必須先行會晤，但是時間、地點和方式始終無法定奪。格列高利的一個奴僕有這種說法：

如果一位前進，那麼另一位就後退，這兩位就像是不同類的生物，前者畏懼陸地而後者害怕海洋。這樣一來，在生命和權力日益減少的狀況下，年邁的教士會危及基督教世界的和平與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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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終於被他們的冥頑和欺騙激怒了，紅衣主教將這兩位教皇拋棄，然後以朋友和同事的關係聯合起來。由眾多高級教士和使節舉行的會議，支持這些紅衣主教的反叛行為。比薩的宗教會議(1409 A.D.)用同樣公正的態度，罷黜羅馬和阿維尼翁的教皇，秘密會議一致同意選出亞歷山大五世，等到產生空缺，很快推舉若望二十三世接替，這位教皇集荒淫無恥之大成，倒是人類中極為少見的。然而法蘭西和意大利過於輕舉妄動的做法，非但沒有消除教會的分裂，反而使聖彼得的寶座出現第三位覬覦者。大家為宗教會議和秘密會議提出新的主張而爭論不休，日耳曼、匈牙利和那不勒斯這3位國王，擁護格列高利十二世的權力要求；本尼狄克十三世是西班牙人，獲得強大民族的虔誠信徒和愛國人士的認同。比薩會議的議程極為草率，在君士坦斯會議(1414—1418 A.D.)中獲得更正，西吉斯蒙德皇帝扮演非常顯眼的角色，成為正統教會的擁戴者和保護人。民事和宗教的成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地位重要，似乎已經可以組成統一的歐洲聯邦了。

在這3個教皇當中，若望二十三世是第一個犧牲品，他在逃走以後被當成犯人抓回來，對他最嚴重的控訴被壓了下來，基督的代理人僅僅被指控犯有海盜罪、謀殺罪、強暴罪、雞姦罪和亂倫罪，他在定罪書上簽字承認以後，就被送到監獄過贖罪的生活。之所以落到這個下場，完全是他行事不夠謹慎造成的，竟然相信能在阿爾卑斯山那邊找到一座自由城市。等到只有裡米尼狹小的地區聽命於格列高利十二世，他開始尋找比較體面的下台方式，他的使臣召開會議，就在會上宣佈放棄合法教皇的頭銜和權力。皇帝為了制服本尼狄克十三世以及他的擁護者頑強的抵抗，親自從君士坦斯趕往佩皮尼昂。卡斯蒂利亞、阿拉貢、那瓦爾和蘇格蘭的國王達成公平和禮遇的協議，得到西班牙人的贊同，在這次的宗教會議中罷黜本尼狄克。但是這位無辜的老人被留在一個人跡罕至的城堡，得知這些國王竟然將他的宗教事業和前途棄之如敝履，對他們每天兩次處以革出教門的懲罰。等到把分裂教會的餘孽清除乾淨以後，君士坦斯宗教會議的議程採用緩慢而慎重的步驟，選出羅馬的君王和教會的首領。在這個極其重要的場合，由23位紅衣主教組成的樞機主教團因增加了30名代表而得到加強，由基督教世界的5個主要民族即意大利、日耳曼、法蘭西、西班牙和英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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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選派6人，一般而論他們都主張選一位意大利人或羅馬人，使得外國人的干預逐漸趨於緩和。奧托·科隆納憑著世家名聲和個人才華，成為秘密會議的成員，羅馬滿懷喜悅和順服之情接受最高貴的兒子，這個教會國家受到實力強大的家族給予保護，馬丁五世的登基開啟了教皇在梵蒂岡復位和重建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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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行使鑄造硬幣的皇室特權幾乎有300年之久，最早在馬丁五世
[418]

 的手上恢復，他的肖像和稱號出現在一系列的教皇獎章上面。後面接任的兩位繼承人，尤金尼烏斯四世是最後一位被羅馬人民發起暴動趕走的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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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尼古拉五世一直被羅馬皇帝當面不斷提出請求，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這種狀況。
[420]



其一，尤金尼烏斯與巴西爾神父之間的衝突以及新稅制帶來的壓力或焦慮，使得羅馬人在震怒之下鋌而走險，篡奪城市的世俗統治權力。他們揭竿而起，選出共和國的7位行政首長，以及卡皮托的衛兵司令，把教皇的侄兒關進監獄，在宮殿對他發起圍攻。當他穿著僧侶的服裝順著台伯河逃走時，一陣箭雨落在他搭乘的小船上面，但是他仍舊據有聖安吉洛城堡，配置著忠心耿耿的守備部隊和一支炮兵序列。他們的陣地不斷發射，城市中迴響著隆隆的炮聲，高明的技術使得一發炮彈正好摧毀橋樑上面的防禦工事，共和國的英雄在炮兵射擊之下四散奔逃，5個月的起義行動耗盡了堅定的意志。在吉布林派貴族的暴政之下，見識高明的愛國人士對於教會獲得統治權感到遺憾，他們的悔恨不僅意見一致而且發揮了很大的效用。聖彼得的部隊再度佔據卡皮托，行政官員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罪行嚴重的人員面臨被處決或放逐的命運，教皇的特使率領2000步卒和4000騎兵，受歡迎的程度就像是城市的父親。尤金尼烏斯害怕和憎恨費拉拉和佛羅倫薩的宗教會議，盡量拖長缺席的時間，他雖然被一群順從的民眾所接受，但是教宗從凱旋進城的歡呼聲中得知，他要確保民眾的忠誠和自己的鎮靜，必須盡快廢止令人討厭的稅制，這件事一點都不能耽擱。

其二，羅馬在尼古拉五世的和平統治之下，獲得修復、裝飾和教化。在值得世人贊許的佔領期間，奧地利的腓特烈三世進軍的行動使教皇提高警覺，雖然皇家候選人的個性或實力不一定會讓他感到畏懼。等到他把軍隊抽調到都會，用誓言
[421]

 和條約保證可以獲得最好的安全以後，尼古拉用微笑接受這位教會的擁護者和家臣。那個時代的習性是如此的馴服，奧地利人的實力是如此的軟弱，他竟然在安寧與和諧中完成盛大的加冕典禮，但是這種毫無必要的榮譽會給一個獨立國家帶來令人難堪的羞辱。他的繼承人借口到梵蒂岡的朝聖極其勞累，將皇帝的頭銜交由日耳曼選侯來抉擇。


 九、羅馬的成文法和政府以及內部的叛亂和騷動(1453 A.D.)

一位市民非常驕傲而高興地提到，羅馬國王對在城門迎接的紅衣主教和高級教士，在經過時只是頷首答禮，卻特別注意元老的服裝和面貌。在這次最後的告別儀式上，帝國和共和國的重要人士都親密地擁抱。根據羅馬的法律，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必須是法學博士，住在離開羅馬城至少有40英里的外地人，與居民的親屬關係不得在三等血親或姻親之內。每年辦理一次選舉，首席行政官都要嚴格審查離任元老的行為，卸任以後未滿兩年期限不能擔任同一職位。薪俸高達3000個弗羅林金幣的他，在公眾場合出現時，代表共和國最高權威。他的長袍用金線織錦和深紅色天鵝絨縫製，夏季穿著較薄的絲綢，手持一根象牙權杖，喇叭的聲音宣告他的來臨，邁著莊嚴的步伐前進，至少有4名扈從校尉隨員在前面開道。他們執著紅色的棍棒，上面滿佈金色的條紋，包著城市制服顏色的絲帶。首席行政官在卡皮托神廟宣誓，當眾被賦予權利和義務：遵守和維護法律，制止傲慢的行為，保護窮人的權益，要在法律權限的範圍之內，主持正義和推行仁政。他行使這些重要的職務，另外還有3位學識淵博的外鄉人從旁協助，就是兩位副手和一位刑事上訴法官，他們經常在搶奪、強暴和謀殺案的審判中依據法律出庭做證。但由於法規的制定存在漏洞，使用暴力發洩私人的怨恨和聯合武力進行相互的防衛更為方便和容易。

但是元老的職權只限於司法部門，因而卡皮托神廟、國庫、市府及所管轄的地區，全部委託給3位督導官負責管理，他們的人選每年要更換4次。13個區部的民兵組織分別集結在隊長的旗幟之下，這些首領之中最資深者，被授予總隊長的稱號和地位。民選的立法機構由羅馬人分別組成秘密會議和全民大會，前者由現任和前一任的行政官員、一些財務和執法部門的官員組成，3個階層分別派出13人、26人和40人的律師或顧問，總共約有120人組成。在全民大會中所有男性市民都有選舉權，他們會隨時注意防止外人僭用羅馬人的家世和身份，更能提高此一特權的價值。防止民主的暴亂要靠明智和堅持的預防措施，除了行政官員，誰都不允許提出問題進行討論；除非在公開的講壇或法庭，否則誰都不可以任意發表演說。所有引起混亂的歡呼和擁護的聲音都被取締，多數人的主張要經由秘密投票來決定，他們的敕令用「元老院和人民」這個可敬的名義來頒布。社會秩序的建立總是逐漸與個人自由的喪失發生聯繫，所以很難指出一個政治理論可以精確而持續運作的時期。但是在公元1580年，把古代的成文法搜集起來，系統整理成三冊，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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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治之下，獲得他的批准作為現行法令推廣運用，這部民法和刑法的法典成為這座城市的現代法律。如果說全民集會已經廢除，那位外地來的元老和3位督導官仍舊住在卡皮托的府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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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多次將愷撒的政策重新頒布實施，羅馬的主教假裝維護共和國的形式，實際上用絕對的權力統治著這個世俗和宗教的王國。

那個時代對於一些特殊的人物而言必然會感到如魚得水，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克倫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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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雷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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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才華現在都絕滅在寒微的家世之中。政治的熱情使裡恩齊擢升到最高的寶座，而他的倣傚者在下個世紀就因為這種狂熱被送上絞台。斯蒂芬·波卡羅出身貴族，他的聲譽毫無瑕疵，不僅能言善辯而且博學多才，他的目標超越常人的抱負，渴望恢復國家的自由和不朽的名望。一個人具有無拘無束的心靈時最痛恨教士的統治，等到徹底瞭解君士坦丁的捐贈出於杜撰或偽造以後，所有的疑慮和顧忌全部消失。此時彼特拉克在意大利成為發出神諭的代言人。只要波卡羅的內心浮現描述羅馬愛國志士和英雄人物的頌歌，就會將自己看作想像力豐富、能夠先知先覺的吟遊詩人。他在尤金尼烏斯四世的葬禮上，首先測試為眾人接受的想法，他用精心推敲的講辭呼籲羅馬人武裝起來爭取自由，他們帶著愉悅的表情在傾聽，直到波卡羅被一位嚴肅的律師提出的問題所打斷，後者為教會和政府大力辯護。

無論按照哪種法律，煽動人心的演說家都犯下了謀叛的罪行，但是新任教宗出於恩典，抱著憐憫和尊敬的觀點看待他的為人處世，很想用崇高的職位讓這位愛國人士變成自己的朋友。個性剛直的羅馬人不為所動，帶著日益高漲的聲譽和狂熱從阿納尼返回，利用那沃納舉行競賽的良好機會，試圖引燃一場偶發的爭論，從一些學生和工匠逐漸涉及所有的民眾。雖然有人提議要取他的性命，但仁慈的尼古拉仍舊堅持不願接受，就將這個叛徒從容易受到誘惑的地點送到博洛尼亞，為了他的生計，特別贈送一大筆津貼，他應盡的義務是每天在城市的總督面前出現。但是波卡羅從小布魯圖斯那裡獲得教誨，對於暴君，無須遵守忠誠或感恩的道理。

流放者痛責專橫的判決，黨派組織和陰謀活動已經逐漸形成。他的侄兒是個奮不顧身的青年，在身邊聚集起一批志願軍，於一個指定的夜晚，在家中準備盛宴招待共和國的朋友。他們的領袖逃離博洛尼亞，穿著紫色和金色的長袍現身，他的聲調、神色和姿態，無不顯示出願為光榮事業犧牲奉獻的精神。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他詳述了這場革命大業的舉事動機和運作手段、羅馬的偉大名聲和自由權利、教會暴君的怠惰懶散和傲慢自大，以及他們的同胞積極贊同和消極認可。300名士兵和400名流亡人士，長久以來練習武器的運用，從事不法的勾當，報復的權利更加磨利了他們的刀劍，勝利的酬勞是100萬達克特銀幣。這件事非常容易(根據他的說法)，次日是主顯節的假期，他們可以在聖彼得大教堂的門前或祭壇抓住教皇和紅衣主教，將他們全部戴上腳鐐手銬，帶到聖安吉洛城堡的外牆，威脅要立即處死他們，以迫使守軍開城投降，登上無人領導的卡皮托，敲響警報的鐘聲，在全民大會中重建羅馬古老的共和國。

正當他意氣風發時，誰知已經被人出賣。元老率領一支實力強大的衛隊包圍聚會的住宅，波卡羅的侄兒從群眾中殺出一條血路，但是不幸的斯蒂芬從藏身的木箱中被搜出來，非常悲傷地得知他的仇敵早有安排，比他的謀逆活動提早3個小時行動。經過調查，確定了一些重犯的罪行以後，甚至就是慈悲為懷的尼古拉也只有保持沉默，波卡羅和9名從犯沒有領受臨終聖事的恩典就被吊死。在教廷的畏懼和抨擊聲中，羅馬人對這些為國殉難的志士不僅產生憐憫，而且幾乎就要對他們表示讚許。但是他們的推崇三緘其口，同情無法發揮效用，自由終於永久絕滅。要是他們在寶座的空位期或缺少糧食時揭竿而起，在最卑賤的奴役生活之中還有可能發生這種突發的動亂。

社會的動亂促成貴族的獨立，維繫平民的自由必須要使各階層能夠聯合。羅馬的貴族長期以來保持著掠奪和壓迫的特權，他們的住宅成為防守嚴密的城堡和不容侵犯的聖所，他們將土匪和罪犯當成兇惡的隨員，保護其免受法律的制裁，為了回報這種友善的接待，這些人用長劍和短刀提供服務。教宗和他們的侄兒基於私人利益，有時會讓惡徒涉足家族的宿怨之中。在西斯篤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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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統治之下，敵對家族的戰鬥和圍攻使羅馬陷入錯亂困惑的境地，首席書記科隆納的府邸發生大火，本人遭到酷刑和斬首，他那受到監禁的朋友薩維利，拒絕對勝利的烏爾西尼歡呼致敬，就在迎接的地點遭到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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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教皇在梵蒂岡不再感到心驚膽寒，要是臣民決定提出主權的要求，他有實力控制整個情勢使他們聽命服從。就連提到社會現象極為偏頗而又混亂的外鄉人，都會欽佩教會國家負擔很輕的賦稅和明智的施政方針。


 十、教皇獲得羅馬的絕對統治權和教會政府的建立(1500—1590 A.D.)

梵蒂岡靠著輿論的力量才能發出宗教的雷霆之聲，要是輿論為理性或熱情所取代，雷聲就不能發生效力，只能在天空隆隆作響，毫無依仗的教士就會受到貴族或平民對手無情的迫害。但是，在他們從阿維尼翁歸來以後，聖彼得之鑰便受到聖保羅之劍的保護，羅馬在一座固若金湯的要塞控制之下，威力強大的火炮對暴亂的群眾是最有效的鎮壓工具。打著教皇的旗幟組成一支正規的騎兵和步兵部隊，他有金額龐大的歲入可以供應戰爭的需要，可以從範圍廣大的領地，派出一支由懷有敵意的鄰人和忠心耿耿的臣民組成的軍隊，前去平息一座城市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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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費拉拉和烏爾比諾兩個公爵領地合併以後，這個教會國家的疆域便從地中海延伸到亞得裡亞海，從那不勒斯的邊界擴展到波河。早在16世紀時，這個廣袤和富饒的國家絕大部分地區，就已經承認了羅馬教皇的合法權力和世俗統治。他們的權利可以從黑暗時代真正或傳聞的捐贈中推算出來，在他們最後定居之前所進行的一連串行動，會使我們深入瞭解意大利甚或歐洲的事務。亞歷山大六世的無恥罪行、尤利烏斯二世的軍事行動、利奧十世的開明政策，這些都是那個時代最高貴的歷史學家從事著述的題目。
[429]

 從發起攻勢的早期直到查理八世的遠征行動，教皇不斷與鄰近的君王和城邦搏鬥，無論對手的實力與他們概等或是不及，他們都沒有落於下風。但是等到法蘭西、日耳曼和西班牙這些君主國，用強大的武力爭奪意大利的主權，教皇便開始用計謀彌補實力的不足，交替運用和戰兩手策略，來掩飾自己強烈的意圖和長期的願望，那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蠻族趕到阿爾卑斯山的另一邊。梵蒂岡微妙的平衡經常被歐洲西部和北部的士兵破壞，這些人團結在查理五世的旗幟之下。克雷芒七世的政策軟弱而多變，使得他自己和國土全部暴露在征服者的面前無所遁形，羅馬遭到一支毫無紀律可言的軍隊蹂躪達7個月之久，他們比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更為貪婪殘暴。
[430]



經歷如此慘痛的教訓以後，教皇幾乎已經得到滿足的野心有所收斂，重新扮演起普通父親的角色。除了發生過一次魯莽的爭執，基督的代理人武裝起來，與土耳其的蘇丹在同一時間對付那不勒斯王國，
[431]

 此外都盡量避免任何攻擊性的敵對行動。法蘭西人和日耳曼人最後還是撤離戰場：米蘭、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尼亞以及托斯卡納沿海地區，都被西班牙人用重兵佔領。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初期，意大利一直維持著和平與附屬的狀況，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干擾，這倒是符合西班牙的利益。正統基督教國王的宗教政策用來統治和保護梵蒂岡，偏見和利益使他在發生爭執時，都會支持君主反對人民。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敵人，並沒有從鄰近的城邦獲得鼓勵、幫助和庇護，反而被放在專制的鐵圈之中從四面嚴密看管。長期的服從和教育所養成的習性，能夠改變羅馬豪門和平民犯上作亂的風氣。貴族忘記祖先的武力和黨派傾軋，在不知不覺之中成為奢華和政府的奴僕，他們不再拿產業的收入來維持一群門客和部從，而是將之消耗在領主的私人花費上面，在使生活歡樂的同時也降低了自己的實力。
[432]

 為了修飾和美化他們的府邸和禮拜堂，科隆納和烏爾西尼要相互競爭一比高下，古老而輝煌的氣派只有教皇家族的暴發戶能夠媲美或超越。羅馬聽不到自由和爭論的聲音，這裡不再出現奔騰的急流，光滑如鏡的湖面反映出怠惰和奴役的景象。

教士的世俗王國會使基督徒、哲學家
[433]

 、愛國者同樣感到憤慨。羅馬極其崇高的地位、執政官和凱旋式的回憶，更加深了受到奴役的痛苦感受和羞辱心理。要是我們能夠平心靜氣衡量教會政府的優點和缺失，就當前的狀況來看，可以讚許這個溫和、清廉和寧靜的體制，免於少數派的危局、年輕人的衝動、奢侈的浪費和戰爭的災害。但是這些優點卻被平均約7年一次、選出一位不是本國人的教皇的行為所抵消：一位「年輕」的政治家開始治國時已有60歲，處於生命和能力的衰退時期，短暫的統治無論花費多大的心血和努力，都沒有完成的希望，更沒有孩子可以繼承他的權力。成功的候選人來自教會甚或修道院，教育和生活的方式會對理智、人性和自由產生反感。處於奴化信仰的羅網之中，他學到要相信最荒謬的東西，尊敬最可鄙的對象，對於人類理性所推崇的一切事物都抱著憎惡的態度，要把過錯和失誤當成罪行嚴加懲治，要把苦行和禁慾當成美德賜予重賞，要把按日期紀念的聖徒
[434]

 置於羅馬英雄和雅典哲人之上，要把彌撒書和十字架看成比耕犁和織機更有用的工具。履行駐外使節的職責，或是列入紅衣主教的階級，總會獲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識，但是原始的瑕疵還是附著在思想和舉止上面無法擦去；通過學習和經驗可能會對執行聖事的神秘感到疑惑，但是作為僧侶，對自己倡導的教義總會堅持偏頗的立場。

西斯篤五世
[435]

 的天才火花是從方濟各修院的陰暗環境中迸發出來的。
[436]

 在5年的統治期間(1585—1590 A.D.)，他肅清罪犯和強盜，取締羅馬的邪惡聖所，
[437]

 建立一支水師和軍事武力，修復和重建古代的紀念建築物，對於歲入能大手筆地花費和大幅度地增加，死後還在聖安吉洛城堡留下500萬克朗。但是他的公正為殘酷所玷污，積極的作為受到征服野心的驅使，等到他逝世以後，浮濫腐化的風氣恢復，遺存的財富被揮霍得一乾二淨，只為後代子孫留下35種新稅和聖職買賣，他的雕像也被忘恩負義或受到傷害的人民摧毀。在這一系列的教皇當中，西斯篤五世保持粗獷的本來面目，巍然屹立。關於他們治理世俗政府的方針和成效，我們可以通過對這個教會國家的藝術、哲學、農業、貿易、財富和人口方面進行比較而有所瞭解。就我個人來說，希望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離開人世，在這最後的時刻，更不願冒犯羅馬的教皇和教士。


 第七十一章 羅馬的廢墟在15世紀時的景觀 衰敗和殘破的四點理由 以圓形競技場為例 城市的重建 本書的結論(1332—1430 A.D.)


 一、波吉烏斯在15世紀對羅馬的描述(1430 A.D.)

教皇尤金尼烏斯四世去世前不久，他的兩位僕從，學識淵博的波吉烏斯
[438]

 和一位朋友，登上卡皮托山，徘徊在石柱和廟宇的廢墟之中，從這個制高點俯瞰面積寬廣和式樣各異的荒涼景象。這個地點和題目可以供應無盡的素材，用來感歎命運的滄桑和世事的變遷，無論是對歷史的人物還是人類最驕傲的工程全無惻隱之心，把帝國和城市全都埋葬在同一座墳墓裡面。大家都會同意，昔日的羅馬是何等偉大，相較之下它的滅亡更為驚怖和可悲：

當埃萬德款待特洛伊陌生來客的時候，維吉爾曾經憑著想像對羅馬在遙遠古代的原始風貌加以描述。
[439]

 當年塔普拉亞的山巖還是一大片蠻荒和孤獨的樹叢，在詩人的時代，這裡還是一座蓋著金瓦的神廟。廟宇已被摧毀，黃金都被搶走，命運的巨輪完成了一次循環，神聖的地面再度荊棘叢生不勝淒涼。我們站在卡皮托山上面，這裡原本是羅馬帝國的神經中樞，舉世無雙的金城湯池，多少國王在此魂斷黃泉，以舉行無數次盛大的凱旋式而知名於世，因獲得無數民族的戰利品和貢金而富甲天下，世界最偉大的奇觀，竟然衰敗得一蹶不振，非但江山已改，而且面目全非。凱旋的大道湮滅在枯籐蔓草之中，元老的座席埋沒在污土糞壤之下。試請舉目觀看帕拉丁山，可以從巨大的斷壁殘垣中找出大理石的劇院、方形尖碑、巨大的雕像以及尼祿皇宮的柱廊。再看一看這個城市其他的山丘，空曠的地面斷斷續續僅有幾處殘址和菜園。羅馬人民引為自豪的廣場，他們過去曾在這裡集會，制定法律和選出官員，現在被圍起來種植蔬菜或是敞開任由豬牛覓食。修建之時以為可以永垂不朽的公家和私人的大廈，如同巨人殘廢的四肢趴伏在地，這些歷經時間和命運的磨難仍舊龐大的遺跡，隨處可見都是成堆的碎瓦破磚。

波吉烏斯詳盡記錄了這些遺跡，對於古代與迷信有關的紀念物，首先將眼光從神話的傳說轉移到古典的藝術。

其一，除了共和國時代一座橋樑、一個拱門、一座墳墓以及塞斯提烏斯金字塔之外，他還能辨識出卡皮托鹽局的雙排地窖，上面銘刻著卡圖盧斯的名字和慷慨的行為。

其二，可以辨識出11座廟宇，保存的狀況各有不同，從外形極為完好的萬神殿，到只有3座拱門和一根石柱的和平女神廟，後者是韋斯巴薌在內戰結束和征服猶太人之後建造的。

其三，他不以為意地提到7個主要的公共浴場，其中沒有一個保持完整的外貌，能夠辨別建築物各部分的規格和運用的狀況，但是像是戴克裡先浴場和安東尼·卡拉卡拉浴場，仍舊保有建造者的名號。在看到這些浴場的材質和規模、各種類型的大理石，以及數量眾多和體積龐大的石柱以後，就耗費的勞力金錢與實際的用途性質做一比較，真是使人驚訝不已。此外，君士坦丁、亞歷山大、圖密善以及提圖斯的浴場，還可找到一些遺留的痕跡。

其四，提圖斯、塞維魯斯和君士坦丁的凱旋門，結構和銘刻都非常完整，一塊墜落的殘石有幸加以圖拉真之名；弗拉米尼亞大道尚存兩座凱旋門，歸於福斯蒂娜和伽利埃努斯虛有其名的功勳。

其五，波吉烏斯在對大競技場表示驚異之餘，忽略了一座磚石建造的小競技場，很可能是專供衛軍使用。馬塞盧斯劇院和龐培劇院一樣被任意佔用，成為公私不分的破落戶。至於亞戈納利斯和馬克西穆斯這兩座賽車場，只有所在的位置和原來的形狀目前依稀可以分辨。

其六，圖拉真和安東尼的紀功柱仍舊巍然屹立，但是埃及的方形尖碑已經破裂倒塌或埋入土中。數量甚多的神明和英雄雕像都是藝術傑作，現在只剩下一座鍍金的騎士銅像和5座大理石雕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菲迪亞斯和普拉克西特勒斯
[440]

 的兩匹馬。

其七，奧古斯都和哈德良的陵廟和墳墓不可能完全消失，前者只能看成地面上的土丘；後者就是聖安吉洛城堡，無論是名稱還是外形都像一座現代化要塞。再加上一些孤零零叫不出名字的石柱，便構成這座古代城市的全貌。城牆的周長是10英里，儘管上面有些近代的建築，還是聳立379個塔樓，興建13座城門通向四郊。

西部羅馬帝國甚或意大利的哥特王國衰亡900多年後，描繪出這幅悲慘的圖畫。經歷長時期的苦難和混亂的局面，帝國、技藝和財富全都遷離台伯河畔，不會用來恢復或裝修這座城市。何況人類的處境必然是不進則退，每個後續時代都加速了對古代文物的損毀，要想測出整體的衰敗過程，確定各個時期每幢建築的狀況，這項工作將永無止境而且意義不大。我在這裡只提出兩點看法，有助於對事物的因果關係進行簡單的研究。

其一，波吉烏斯用雄辯之辭表示個人的感慨，之前200年，有位不知名的作家寫出一篇描述羅馬的文章，他用一些奇特而怪異的名字來稱呼同一事物，顯示出對這方面文物的無知，然而這位蠻族出身的地誌學家耳聰目明，看見那些殘留的遺跡，也聽到古老的傳說，能夠清楚列舉7所劇院、11個浴場、12座凱旋門和18處宮殿，大多數到波吉烏斯的時代已經消失無蹤。顯而易見的是，很多富麗堂皇的建築物能夠倖存到較晚時期，
[441]

 而且13世紀和14世紀出現的破壞因素，發揮與日俱增的力量和更為強大的作用。

其二，同樣的觀察也適用於最後3個時期。塞維魯建造的七角大樓，受到彼特拉克和16世紀古文物學家的讚美，我們再也無法見到。當羅馬的建築物處於完整無缺的狀態時，即使前幾次的打擊是如此的沉重和猛烈，憑著堅固的實體和均衡的架構依然可以抵抗外力，不致毀滅；但是等到已經搖搖欲墜，拱門和石柱只要輕輕一觸，就會倒塌成為一堆碎片。


 二、羅馬殘破和衰敗最主要的4個因素

我展開辛勤的工作進行深入的探討，發現羅馬的毀滅出於4個主要因素，在1000多年的時間內持續產生破壞的作用，分別是時間和自然界力量造成的損毀、蠻族和基督徒敵意的攻擊行動、建材的使用與濫用、羅馬人內部派系的紛爭和傾軋。


(一)時間和自然界力量造成的損毀


人類運用技藝建造的紀念物，遠比短暫的人生更長久，然而這些紀念物如同萬物之靈，是如此的脆弱，終究會滅亡消失。相較於歲月無窮的時間之流，凡人的生命和工作同樣如白駒過隙。不管怎麼說，對於一座簡單而堅固的建築物，還是很難測定其存在的期限。金字塔
[442]

 是古代的奇觀，引起世人的好奇，如同秋天的落葉飄向極其龐大的墳墓，100個世代已經流逝，等到法老王、托勒密、愷撒和哈里發都已絕滅以後，金字塔仍舊巍然聳立在尼羅河畔。由各種不同的部分組成的物體，更容易受到損害和腐蝕，無聲流逝的時間在颶風、地震、大火和洪水的影響下對事物的侵蝕變得更加迅速。空氣和大地毫無疑問曾經產生過強烈的顫動，使得羅馬的高聳塔樓被連根掀起。偉大的七山並不是位於地球的斷層之上，這座城市不像安條克、里斯本和利馬所坐落的地帶，經常受到大自然抽搐帶來的浩劫，轉瞬之間能將多少世代的成果化為灰燼。

火是關係到生存與死亡最強大的力量，一場災禍可能由於人類有意或一時疏忽而引發和傳播。羅馬編年史的每個時期都有火災一再發生的記錄。尼祿在位時期發生了一場令人終生難忘的大火，起因可以歸於他的罪行或不幸，火勢雖然不會一直保持猛烈的程度，但還是持續燃燒了6天之久，也有人說是長達9天。
[443]

 彎曲的街道上面擠滿不計其數的房屋，不斷為大火提供所需的燃料，等到全部燒完，火焰熄滅之後，全城14個區部之中只有4個完好如初，3個區部被夷為空無一物的平地，其餘7個區部只有大建築物留下冒煙的斷壁殘垣。帝國正處於春秋鼎盛的時期，城市很快像浴火的鳳凰一樣從灰燼中以嶄新的形象出現，然而老年人回憶昔日的年華，難免要歎息那無可挽回的損失，比如希臘的藝術、各國的戰利品、原始或傳說的古代紀念物。

處於災難頻仍和社會混亂的年代裡，每一種傷害都會帶來致命的後果，每一次破壞都是無法復原的損失，這些損毀不可能靠政府的公開關懷加以整修，或是私人的利害關係積極重建。然而我們可以提出兩點理由，說明火災對興旺的城市比起沒落的城市，會可以產生更大的破壞作用。

其一，磚瓦、木料、金屬這些易燃的材料首先熔化或燒燬，但是火焰對於沒有裝飾品空無一物的牆壁，以及厚重的拱門，便不能產生任何損害或作用。

其二，在平民百姓的居住區中，一粒小火花很容易釀成一場大火，等到一般的房屋被吞噬以後，比較大型的建築物通常能夠抵禦或是逃脫火災的侵害，像是很多孤獨的島嶼就更為安全。

羅馬所處的位置經常遭受洪水的災害，包括台伯河在內，沿著亞平寧山脈兩側的河流都有不規則而且距離很短的河道，它們在炎熱的夏季則成為很淺的小溪，但是到了春季或冬季，由於降雨或積雪融化，水面暴漲成為奔騰的急流。當水流被海上吹來的逆風阻攔，原來的河床不足以接納新增水量時，上漲的洪流便會漫過堤岸，在無法控制或人為阻擋的狀況下，流向鄰近地區的平原和城市。就在第一次布匿戰爭獲得勝利之後，台伯河因為天降大雨而水勢暴漲，無論是時間之長還是受災面積之廣都是前所未見，洪流沖毀所有位於羅馬山丘下的建築物。由於所處的地面狀況不同，不同的受災方式還是會產生類似的損害效果。建築物可能被突如其來的激流沖走，或者因長時期浸泡在洪水裡而瓦解和倒塌。奧古斯都在位期間同樣的災禍一再發生，失去控制的河流沖毀岸邊的皇宮和廟宇。皇帝費盡力氣疏浚並且加寬被倒塌房屋阻塞的河床之後，他的繼承人雖然提高警覺，但還是沿用原來的計劃對付舊有的危機。

台伯河河道或者一些支流改用新渠道排洪的計劃，長久以來遭到迷信人士和地方利益團體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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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產生的效益不足以補償所花費的勞力和金錢，何況這項工程拖延過久，也無法達成盡善盡美的要求。人類在征服任性而為的大自然極其艱難的過程中，河流受到控制是最偉大和最重要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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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在大有為政府的統治之下，台伯河都還能毫無忌憚地肆虐，那麼等到西部帝國滅亡之後，還有誰能抵擋或列舉這座城市所面臨的災害呢？最後還是災難的本身找出了治理水災的辦法，垃圾和山上沖刷下來的泥土堆積，使得羅馬平原比起古代要增高14到15英尺，現在的城市較不容易受到那條河流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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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蠻族和基督徒充滿敵意的攻擊行為


每個民族都有一大堆作者，把羅馬紀念物的摧毀歸罪於哥特人和基督徒。但是這些人從來沒有去研究一下，他們到底激起多麼強烈的深仇大恨，究竟擁有哪些工具和閒暇來發洩敵意。在本書的前面幾卷，我已經敘述過蠻族和宗教的勝利，這裡我用幾句話說明一下，這些人與古代羅馬的滅亡真實或虛構的關係。我們出於幻想可能創造或接受一個人人愛聽的浪漫傳說，哥特人和汪達爾人從斯堪的納維亞出擊，滿腔熱血要為奧丁的逃走報仇雪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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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粉碎人類身上的鎖鏈並且對壓迫者加以懲治。他們希望燒燬所有古典文獻的記錄，要在圖斯坎和科林斯柱式的破碎構件上面，建造出具有民族風格的建築物。

但是，簡單明瞭的真實狀況是，北部的征服者並非那樣的野蠻也沒有那麼高的水平，設想出毀滅和復仇極其卓越的概念。西徐亞和日耳曼的牧人曾在帝國的軍隊接受訓練，他們習得了紀律後，就開始侵犯所發現的弱點，等到熟練運用拉丁語以後，學會尊重羅馬的名稱和頭銜。對於一個高等文明的藝術和學識，他們雖然缺乏爭強鬥勝的能力，但傾向於崇拜而不是消滅。阿拉裡克和根西裡克的士兵短暫佔有富有和無力反抗的都城，一支勝利的軍隊就會激起狂熱的情緒，惡意發洩慾念或殘酷的本性，到處搜刮可以帶走的財物。但他們即使是將執政官和愷撒的傑作打得粉碎，這種無利可圖的行為也不可能讓他們獲得樂趣，或者是滿足驕傲的心理。他們的時間的確很寶貴，哥特人撤離羅馬是在第6天而汪達爾人是在第15天，雖然建造比起破壞是要困難得多，但是他們在倉促狀況下發起的攻擊，依然只能給結實的大堆建築物帶來輕微的傷痕。

我們或許還記得阿拉裡克和根西裡克都曾經表示，不得破壞羅馬城的建築物；而且在狄奧多里克賢明政府的統治下，還能保持實質的強度和美麗的外貌；就是托提拉當時怒氣衝天的情緒，也被自己的克制以及朋友和敵人的勸告所化解。譴責的對象可能從無辜的蠻族轉移到羅馬的正統基督徒，那些魔鬼的雕像、祭壇和殿堂都是他們的眼中釘。在城市完全落入他們的絕對控制之下時，他們可能用極大的決心和熱情，努力根除祖先所崇拜的偶像。東部的神廟被摧毀為他們樹立了行動的榜樣，也為我們提供可信的證據。很可能這部分的罪行或美德要歸於羅馬新皈依的教徒。不過，他們的厭惡僅限於異教迷信的紀念物，那些用於商業或娛樂的民間建築，可能被完全保留了下來，沒有受到破壞或引起他們的反感。宗教的改變不是靠著民眾的暴亂完成的，主要還是皇帝的詔書、元老院的敕令以及時間的醞釀。列名於基督教聖秩制度之中，羅馬的主教通常會謹言慎行，很少出現宗教狂熱的現象，至於拯救和改變萬神廟的莊嚴結構這種善舉，沒有人可以用理直氣壯的態度加以指責。


(三)建材的使用與濫用


任何可以滿足人類需求和樂趣的物品，所具備的價值都是由它的內容和形式、材料和製作共同構成的，至於它的價格則取決於需要和使用的人數、市場的規模和大小，最終則要看外銷的難易，這與商品的性質、所處的位置和世界暫時的貿易情況有關。羅馬的蠻族征服者在極短時間內篡奪幾代人的成果和財富，但是，除了立即可以消耗的奢侈品，對於那些無法裝上哥特人的大車或汪達爾人的船隻向外搬運的東西，也只能毫無興趣地看看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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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和銀是他們滿足貪念的第一目標，因為在每個國家甚至最小的範圍之內，代表著對人類的勞力和財富最有力的持有。用這些貴金屬製成的花瓶和雕像，可以引起部分蠻族酋長的虛榮心，但是數量更為龐大的群眾卻不理會它的外形，只看重它的材料，而那些金銀錠熔化以後，很容易被分割壓製成為帝國流通的錢幣。行動不夠積極或運道欠佳的匪徒只能搶到一些價值更低的銅器、鉛塊、鐵器或銅幣，所有逃過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搶奪的東西都被希臘的暴君洗劫一空。

君士坦斯皇帝在那次搜刮財物的巡視中，竟然揭走了萬神殿屋頂全部的銅瓦。羅馬的建築物可能被當作包羅萬象的巨大礦藏，第一次萃取材料的工作已經做過，金屬經過提煉後，增加純度重新鑄造，大理石經過切割加以打磨光亮，等到國外和國內的掠奪得到滿足之後，要是能夠找到買主，這座城市的殘餘財物仍舊可以賣個好價錢。古代紀念物的貴重裝飾全被剝光，要是獲得利潤的希望超過勞力和外銷的花費，羅馬人自己就會動手去拆除拱門和城牆。如果查理曼大帝當年將西部帝國的寶座安置在意大利，憑著他的才智會去重建愷撒的各項工程，而不是盡力去摧毀破壞。但是，法蘭西國王受到政策的限制只能立國在日耳曼的森林，他的胃口要從大肆蹂躪和任性摧殘之中獲得滿足，亞琛新建的宮殿全用拉文納和羅馬的大理石美化得花團錦簇。查理曼大帝逝世以後過了500年，西西里的羅伯特國王是當代智慧最過人、行事最開明的統治者，台伯河和海上的運輸極其便利，他從羅馬同樣獲得大量的材料。彼特拉克發出氣憤的哀歎：世界古老的首都要挖出心肝去裝飾那不勒斯怠惰的奢華。然而在黑暗時代這種掠奪和收買的例子倒是少見，只有羅馬人在不值得羨慕的狀況下，把古代殘餘的結構任由私人或公家使用。如果這些建築物還是保持目前的形態留在原地，對於城市和居民來說並非完全一無是處。

羅馬的城牆仍舊標明古老的城區範圍，但是整個城市已從7座山丘往下遷移到戰神廣場一帶，有些最貴重的紀念物能逃過時間的摧殘，被留在荒郊野地遠離人類居住區之外。元老院議員的府邸已經沒落，貧窮的繼承人憑著習俗和財富無法負擔豪門的生活；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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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柱廊的用途已被遺忘；在6世紀時，劇院、圓形競技場和賽車場的表演和比賽就已經中斷；有些廟宇經過奉獻，用於盛行一時的禮拜儀式，但是基督徒的教堂寧可倣傚十字架的神聖形狀。修道院迎合當時的風氣或出於理性的要求，按照一種奇特的模式分配個人的斗室和公用的廳堂。在教會的統治之下，虔誠信仰的建築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的數量，城市裡擁塞著40座男修道院、20座女修道院、60個修士和教士的分會和社團，因而對於10世紀人口衰減的狀況，不僅沒有起到緩和的作用，反而加劇了。但是如果古代建築的形式被一個不知它的用途、更無法感受其美的民族忽略，那麼豐富的建材可以被隨意使用到需要的地方或迷信的行為中去。愛奧尼柱式和科林斯柱式最優美的石柱，帕洛斯和努米底亞最貴重的大理石，都淪為修道院或馬廄的支撐。

土耳其人在希臘和亞洲的城市每天不斷造成的破壞，可能算是一個悲慘的例證；而在對羅馬紀念物逐步進行破壞的過程中，僅有西斯篤五世可能獲得原諒，他將七角大樓的石料用於聖彼得大教堂如此光榮的建築。一塊殘碑、一處廢墟，不論多麼殘破或褻瀆，仍舊讓人看到以後產生欣慰和感歎之情，但是大部分的大理石在拖離原有位置喪失相稱的比例以後，也就不再具備應有的性質，只有拿來燒成石灰當作黏合和填塞的材料。自從波吉烏斯抵達羅馬以後，協合宮神廟和很多主要的建築物都在他的眼前消失。當時有種很諷刺的說法，能夠真誠表達心中的憂慮：要是長此以往，所有古代的紀念物都會毀滅殆盡，唯有數量的稀少才能阻止羅馬人的需索和蹂躪。彼特拉克在想像之中認為還存在著數量龐大的民眾，這點讓我難以相信，甚至就是在14世紀，居民也已經減少到3.3萬人這個戔戔之數。從那個時期到利奧十世在位，如果總數真達到8.5萬人，那麼市民人數的增加對這座古城而言完全是有害無益。


(四)羅馬人內部派系的鬥爭和傾軋


我把造成破壞威力最大和作用最強的因素留到最後來說，那就是羅馬人之間內部的鬥爭和傾軋。在希臘和法蘭西的皇帝統治之下，偶然發生的反叛行為擾亂了城市的安寧，當然這種狀況也並非少見。自從法蘭西皇帝國勢衰微以後，大約是在10世紀初葉，我們注意到私鬥開始猖獗；人民違背法律的約束和福音書的教義，卻可以不受任何懲處；無視外國君王的權威和出現在眼前的基督代理人。在長達500年的黑暗時代，羅馬始終處於貴族和人民、奎爾夫派和吉貝林派、科隆納家族和烏爾西尼家族的血腥鬥爭之中，受盡煎熬和痛苦。即使很多事件為歷史書籍所漏記，或是不值得歷史學家注意，我也已經在前面兩章中詳細說明了社會動亂的原因和產生的結果。在這樣一個所有紛爭都要靠武力解決的時代，誰也不會將生命和財產托付給無能為力的法律，有錢有勢的市民就會武裝起來，抵禦國內的敵人，保護自己的安全，或是向對方發起進犯的行動。意大利所有能夠自主的共和國，除了威尼斯以外，全都處於同樣的危機和圖謀之中，貴族竊取特權可以加強住所的防衛力量，建造堅強的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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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抗拒突然的攻擊。城市到處蓋滿帶著敵意的建築物，就拿盧卡為例，城裡有300座塔樓，雖然法令限制高度不得超過80英尺，但還是可以變通，也適用於一些更富有、人口更多的城邦。

元老院議員勃蘭卡勒翁重建和平與正義的第一步，是拆除羅馬的140座塔樓(我們已經親眼目睹)。在無政府狀況和混亂的最後階段，遲至馬丁五世統治的時期，在這個劃分為13或14個區部的城市，其中有一個區部還矗立著44座塔樓。為了達成建造塔樓這種極其有害的目的，古代殘餘的建築被採用得最多，廟宇和拱門為新建的磚石結構提供寬大而堅實的基礎。那些用尤利烏斯·愷撒、提圖斯和安東尼王朝的凱旋門當作基礎的現代角樓，我們連名字都可以叫出來。只要經過局部細微的改建，劇院、圓形競技場或陵墓就能變成堅固和寬大的要塞。我沒有必要重述哈德良的陵寢已經安上聖安吉洛城堡的名稱在發揮功能；塞維魯的七角大樓能夠抗拒一支皇家軍隊；梅泰利世家的墓園深陷在外圍工事的下面；龐培和馬塞盧斯的劇院為薩維利和烏爾西尼家族所佔據，粗俗的堡壘逐漸改變外形，成為堂皇和典雅的意大利宮殿。甚至教堂也被軍隊和防禦工事包圍，聖彼得大教堂的屋頂設置作戰工事，使人感覺到梵蒂岡的恐懼，也是基督教世界的恥辱。只要設防就會受到攻擊，凡是攻擊就可能帶來毀滅。要說羅馬人能從教皇手裡奪回聖安吉洛城堡，那是他們決心用公眾的法規去摧毀那座奴役的紀念物。每座有人防守的建築物都會引起圍攻，毀滅的技術和工具在圍攻之中可以大發神威。尼古拉四世亡故之後，羅馬沒有君王也沒有元老院議員，整整6個月陷於瘋狂的內戰當中。當時一位享有詩人之名的紅衣主教說道：「房屋全被投射的巨大石塊砸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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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牆在攻城錘的衝擊下出現很多大洞，塔樓被一陣火光和煙霧所籠罩，攻擊者用盡全力想要進行掠奪和洩憤。」專橫和暴虐的法律使破壞的工作變本加厲，意大利的黨派輪番向自己的對手從事盲目和任性的報復，把他們的房屋和城堡全部夷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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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敵對行為是以「天數」計，而國內的鬥爭傾軋是以「年代」計，相比較之下，我們承認後者對這座城市造成更大的破壞作用，這種看法獲得彼特拉克的證實。桂冠詩人說道：

請看!這就是羅馬的遺跡，昔日偉大的形象!時間和蠻族都不能誇口造成這樣驚人的毀滅是他們的功勞。這些全是羅馬的市民，那些極其出色的後裔犯下的滔天大罪。要知道你的祖先(他寫信給一位名叫安尼巴爾第的貴族)用攻城錘所帶來的破壞，布匿戰爭的英雄用刀劍無法完成這種工作。

造成羅馬毀損最後兩個因素的影響力必然會相互產生作用，內戰中遭到破壞的房屋和塔樓，總要從古代的遺跡中不斷補充所需的材料。


 三、圓形競技場經歷的滄桑與保存的狀況(1332 A.D.)

上一節中對於一般建築物的意見也適用於提圖斯圓形競技場，「大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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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稱呼來自於其自身的龐大無比或是尼祿的巨型雕像；這座建築物要是只受時間和自然的侵蝕而沒有遭到人為的破壞，幾乎可以萬古長存。好奇的古物學家曾經計算過它的層數和座位，都認為石質台階最高一層的上面，繞著大競技場還有幾層高起來的木製樓座，雖然多次被火燒燬，皇帝還是加以重建。一切貴重的、能夠拿走的或是褻瀆神聖的東西，還有那些神明和英雄的雕像，以及用青銅鑄造或是包上金箔或銀箔等貴重飾物的浮雕，都成為外來侵略或宗教狂熱最受注意的獵物，也是蠻族或基督徒貪婪的目標。圓形競技場的巨大石塊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孔洞，兩種最為可能的猜測，代表了各種使之損壞的意外事件。這些石料原來是用黃銅或鐵製的堅硬榫頭連接起來的，可見掠奪者的注意力連這些價值較低的金屬都沒有放過。
[454]



這塊空地曾經被改造為一個市集或商場，一項古老的調查報告中提到這些建造圓形大競技場的工匠。那些罅隙經過鑽孔或擴大以便用以插入支柱，用來支撐各種行業使用的店舖或帳篷。弗拉維亞圓形競技場只剩下赤裸的雄偉骨架，北國來的朝聖者看見以後感到敬畏與景仰，粗野的熱情迸發出一句崇高的諺語，8世紀時記載在年高德劭的比德留存的斷簡殘篇上面：「大競技場與羅馬城命運相依生死與共，大競技場倒塌，羅馬滅亡，等到羅馬滅亡，整個世界亦不復存在。」
[455]

 在現代作戰的準則之中，被3座山丘所控制的地點絕不會被選來興建要塞。但是城牆和拱門的強度足以抗拒進攻的器械，人數眾多的守備部隊可以配置在包圍圈內，當一批人馬佔領梵蒂岡和卡皮托時，另一部分在拉特蘭大教堂和大競技場掘溝固守。
[456]



關於羅馬的古代競技廢止的問題，對它的認知應從多方面加以考量。特斯塔西奧山和亞戈納利斯賽車場
[457]

 的節慶體育比賽，城市的法律或習慣都有詳盡的規定。
[458]

 主持的元老都有很高的地位和盛大的排場，能夠評定勝負及分發獎品，就是大家稱為帕利烏姆
[459]

 的金環，上面綁著布料或絲綢。猶太人的貢金被拿來支付年度所需的費用。
[460]

 徒步、騎馬和御車的競賽，改為72名羅馬青年的馬上衝刺和比武，顯得更為高貴。公元1332年，按照摩爾人和西班牙人的方式，在大競技場舉行鬥牛比賽，當代有一部日記描述了這一極為生動的景象。
[461]

 劇場的觀眾席上按需要換上了有座次的長凳，節目的通告一直發到裡米尼和拉文納，邀請貴族在危險的活動中一顯身手。羅馬的婦女分為3個隊，在3個樓廳就座，9月3日這天都用紅布裝飾得花團錦簇。英俊的賈科瓦·羅維爾領著一批主婦從台伯河對岸過來，她們都是血統純正的當地土著，仍舊表現出古代羅馬人的五官和氣質。城市裡其餘的人員與往常一樣分為科隆納和烏爾西尼兩派，都為自己這派婦女的人數眾多和美貌感到驕傲。大家為薩薇拉·烏爾西尼的傾城傾國而驚艷不已，科隆納家族為綺年玉貌的少女在「尼羅之塔」花園扭傷腳踝，未能出席感到萬分遺憾。

一位德高望重的市民負責比賽勇士的抽籤，然後他們進入競賽場或稱為「底池」，用一支長矛徒步與野牛進行決死的搏鬥。我們的編年史家從這群人中間，就他們的名字綽號、旗幟顏色和紋章題銘，選出20位名聲響亮的騎士，其中不乏羅馬和教會國家最顯赫的人物，如馬拉特斯塔、波倫塔、德拉瓦勒、卡法雷洛、薩維利、卡波修、康提、安尼巴爾第、阿提裡、科西等人。旗幟的顏色要符合他們的品位和地位，紋章的題銘表示出希望和絕望，充滿英勇和戰鬥的大無畏精神。一名勇敢的外鄉人極具信心：「孤獨的我就像霍拉提最年輕的兄弟。」一個鰥夫的悲泣：「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一位慎言的戀人：「我的愛死灰復燃。」現代狂熱分子曖昧的宣告：「我摯愛拉維尼亞，也就是盧克雷提亞。」穿白色制服的傢伙的座右銘：「我的信仰同樣純潔。」披著獅皮的勇士：「強壯的我難道還有對手？」殘暴之士的意願：「淹死在血泊之中將是何等的愉悅!」

高傲或審慎的烏爾西尼家族衡量情勢不願進入戰場，因為戰場已經被3個有血海深仇的敵手佔領，他們的銘文表現出科隆納家族的高貴和偉大：「哀傷的我何其強壯!」「我是建立豐功偉業的強人!」很像對觀眾的交代：「要是我倒下，你也跑不掉!」暗示其他家族都是梵蒂岡的臣民，只有他們是卡皮托神廟的支持者(當代作者的說法)。圓形競技場的搏鬥極其危險而又無比血腥，每位勇士依次下場與一頭野牛較量，勝利通常歸於那些四足動物，敵對一方有9人受傷，18人死亡，僅有11人活著留在決鬥場。有些最高貴的家庭會悲傷哀慟，但在聖約翰·拉特蘭大教堂和聖瑪利亞·馬焦雷教堂舉行盛大的葬禮，是對民眾提供的另一個節日。毫無疑問，羅馬人的鮮血不應流灑在這種形式的戰鬥之中，然而在指責他們何其魯莽的同時，我們不得不讚美他們的勇敢。這些高貴的自願者在樓座上的美女注視之下，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來展示英雄氣概，比起那些被強行拖上殺戮戰場的俘虜和罪犯，他們會激起更為普遍的惻隱之心。

圓形競技場作為比賽的場地只限於罕見或特別的節慶，對於建材的需求每天不斷，市民不加限制毫無怨言地給予滿足。14世紀時，一項極其可恥的和解法案，使得兩派獲得同樣的特權，可以無償從大競技場這個採石場任意挖取石料，
[462]

 而大部分石頭都被愚蠢的羅馬人燒成石灰，更是使得波吉烏斯為之痛心疾首。尤金尼烏斯四世為了阻止這種濫采的狀況，防範有人趁著黑夜到這個寬闊而陰暗的地方從事犯罪活動，特別建造一道圍牆把大競技場圈在裡面，同時辦理時效長久的特許狀，將整塊用地和附屬的建築物捐給鄰近的修道院。
[463]

 等到他逝世以後，那道圍牆有次在暴動中被民眾推倒，要是他們真對祖先最高貴的紀念物存有尊敬之心，那麼堅決不讓它淪為私人的產業，倒是非常正確的做法。大競技場的核心部分已經損毀，但是到了16世紀中葉，正是重視鑒賞和提倡學術的時代，外圍部分尚有1612英尺仍舊完好無缺，80座三層拱門高達108英尺。保羅三世的幾個侄子是造成目前破壞的罪魁禍首，每個旅客只要看到法爾尼斯宮，就會詛咒這群暴發戶的王侯，他們犯下褻瀆神聖和奢侈貪婪的惡行。大眾對於巴貝裡尼家族加以類似的譴責，而之後每一代的統治者恐怕都一再對大競技場造成損害，直到最明理的本尼狄克十四世將它置於宗教的保護之下，迫害和傳說使這個神聖的地點沾染了無數基督教殉難者的鮮血。


 四、歷史的回顧及羅馬城的重建和修飾(1420 A.D.)

彼特拉克帶著感激的心情觀賞偉大的紀念物，即使散落的碎塊也表現出言辭無法形容的美，這時他對羅馬人極其怠惰的冷漠態度感到無比的驚異。等到佩拉克發現除了友人裡恩齊和科隆納家族一位成員之外，他這個來自羅訥河的外鄉人，竟然比起當地的貴族和土著更熟悉這個城市的古代文物，心中的感受不是興奮而是挫折。13世紀初葉完成一份城市的古跡調查報告，將羅馬人的無知和輕信全部展示出來。姑且不要討論名稱和位置極其顯明的錯誤，就是提到卡皮托的傳說，也忍不住讓人發出藐視和氣憤的冷笑。一個寂寂無名的作者說道：

卡皮托的命名源於「世界之首」的意義，過去的執政官和元老都住在此地，統治著城市和全世界。堅固和高聳的城牆上面滿佈玻璃和黃金，頂蓋的屋簷有最華麗和最複雜的雕刻。城堡的下方屹立著雄偉的宮殿，絕大部分建材都用黃金製成，裝飾著各種珍貴的寶石，價值相當於全世界財富的三分之一。所有代表各行省的雕像都按次序排列，在頸脖上面掛著一個小鐘。出於奇特的設計或魔法的安排，
[464]

 如果某個行省發生叛亂的行為，雕像就會轉向那個方位的天空，警鐘也會發出鳴聲，朱庇特神廟的預言家就會報告這個徵兆，元老院對迫近的危險可以預為準備。

第二個例子沒有那麼出名但還是同樣荒謬，說是兩個赤身裸體的青年所牽的兩匹大理石馬，已經從君士坦丁浴場運到基裡那爾山。毫無根據就用菲迪亞斯和普裡蒙特雷的名字倒是可以原諒，但是這些希臘雕塑家在世的時間被挪後400年，從伯裡克利時代搬到提比略時代。這兩位青年也不應該變成哲人或術士，用裸體作為真理和知識的象徵，向皇帝洩露最秘密的情節。他們拒絕接受金錢的報酬，只是請求賜給榮譽，把本身的雕像留下當成永恆的紀念物。
[465]

 這樣看來羅馬人相信魔法的力量，竟然對藝術的美感無動於衷。波吉烏斯所見不過是5座雕像，還有很多在偶然或有意的情況下被埋在廢墟之中，能很幸運地保留到更為安全和文明的時代再出土。
[466]

 現在裝飾著梵蒂岡的尼羅河方形尖碑，是一些工人在密涅瓦女神廟或修道院附近挖一個葡萄園時發現的。由於經常有些好奇的人前來參觀，那個性急的園主感到厭煩，就將這個不值錢的大理石埋進原來的墓坑裡去。發現一座10英尺高的龐培雕像引起訴訟的風波，出土的地點是一道界牆的下方，公正的法官認為要將雕像的頭部與身軀切斷，用來滿足兩位相鄰地主的要求。如果不是一位紅衣主教的干涉和教皇的慷慨解囊，將羅馬英雄從野蠻同胞的手裡解救出來，這項判決就要付諸執行。

但是蠻族的烏雲逐漸消散，馬丁五世和他的繼承人樹立和平的權威，重建城市的各種裝飾紀念物，恢復這個教會國家的秩序。羅馬從15世紀以來的進步，已經不是自由和勞動的必然結果。一座大城市首要和天生的根基，在於四周有工作勤奮和人煙稠密的農村，提供生存、製造和外銷的原料。但是羅馬大部分的郊區淪落成淒涼和空曠的荒野，王侯和教士那些雜草叢生的產業，交給貧窮和無望的家臣用極其怠惰的手來經營，僅有的少量收穫為了專賣的利潤，不是加以限制就是出口外銷。一個大都會發展的次要和人為的因素，就是成為君王的居住地點、奢侈宮廷的花費以及所屬行省的貢金。帝國滅亡後，這些行省和貢金都不復存在了。如果秘魯的白銀和巴西的黃金形成的金錢潮流，有一部分還能受到梵蒂岡的吸引，那麼紅衣主教的歲入、公職人員的薪資、朝聖客和部從的奉獻，以及教會稅收的餘款，就還能提供一筆可憐而又不穩的經費，無論如何還是可以維持教廷和城市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羅馬的人口遠低於歐洲重要首都的水平，居民的數量沒有超過17萬人。
[467]

 在範圍寬廣的城牆之內，大部分是葡萄園和廢墟覆蓋著7個山丘，這座現代城市的華美和光彩可以歸之於政府的濫權和迷信的影響。

每一代統治最顯著的特點是有新興家族迅速崛起，他們的富足是靠著沒有兒女的教皇，所有經費由教會和國家來供應。這些幸運的傢伙都是教皇的侄兒，居住極其闊綽的府邸是優雅和奴役的紀念物，建築、繪畫和雕塑最完美的藝術，都是為了金錢像賣身一樣提供服務；走廊和花園裝飾著古代最珍貴的作品，他們的搜集是出於欣賞的品位或虛榮的心理。教皇運用教會的歲入使正教的禮拜活動有驚人的排場，這倒是無可厚非；但是要列舉他們虔誠修建的祭壇、禮拜堂和教堂，則大可不必。在梵蒂岡的太陽和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照耀之下，那些工作如同星星一樣暗淡無光，要知道聖彼得教堂是古往今來用於宗教最光榮的建築。尤利烏斯二世、利奧十世和西斯篤五世的名聲，有布拉曼特、豐塔納、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
[468]

 更卓越的才華與之相伴，使宮殿和廟宇能夠同樣展現出雄偉的氣勢，同時用對等的熱情，力圖復活和模仿古代的工藝。臥倒在地面的方形尖碑重新豎立起來，被安置在最醒目的地點；愷撒和執政官建造的11條供水渠道有3條被修復，人工河流經過舊有或新建的長列拱橋，新鮮乾淨的清水不斷注入大理石的浴池。遊客要是感到走聖彼得大教堂的石階太吃力，抄近路就會被一根埃及花崗岩石柱擋住，這根石柱矗立在兩道終年水流不絕的噴泉之間，高達120英尺。古代羅馬的地圖、著作和紀念物都有古文物學家和門人弟子加以闡述。
[469]

 英雄的足跡和帝國的古跡，這些都不是迷信的遺物，受到新一代朝聖者虔誠的參觀，他們來自昔日蠻荒之地的遙遠北國。


 最後的結論

對嚮往羅馬的朝聖客以及一般讀者來說，羅馬帝國的衰亡必然會吸引他們莫大的注意，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而且最驚人的一幕。許多重大事件因果相連，互為表裡，影響世人至巨：初期愷撒維持自由共和國的名稱和形象，採用極其高明的手段和策略；隨後是軍事專制的混亂和篡奪；基督教的興起和發展，最後成為國教；君士坦丁堡的奠基；東西帝國的分治和分裂；日耳曼和西徐亞蠻族的入侵和定居；民法法典的訂定；穆罕默德的性格及其宗教；教皇在塵世的統治權力；查理曼大帝神聖羅馬帝國的復興和沒落；十字軍東征和拉丁王國的建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征戰；希臘帝國的覆滅；中世紀羅馬的狀況和革命等。身為歷史學家要為所選擇的題目興奮不已，在感到能力有所不逮時，只有責怪史實材料之不足。此書使我付出近20年的光陰，享受了畢生最大的樂趣。想當年我在羅馬卡皮托神廟醞釀此一構想，終能完成著述，呈獻讀者諸君披閱。

1787年6月27日於洛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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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les Estenses 《埃斯特編年史》

Annibaldi 安尼巴爾第

Antoninus Caracalla 安東尼·卡拉卡拉

Appian 阿庇安

Arabshah 阿拉布夏

Araceli 阿拉塞利

Araxes 阿拉克西斯河

Aretinus 阿雷提努斯

Arezzo 阿雷佐

Arician 阿里西安

Arimathea 阿里馬西亞

Ariosto 阿里奧斯托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Armagh 阿瑪夫主教

Arnold 阿諾德

Arreoy 阿雷奧伊

Arrian Flavius Arrianus 阿里安

Arzingan 阿爾津干

Asomaton 阿索瑪頓

Atlas 阿特拉斯山

Attic talent 阿提卡泰倫

Augustin Patricius 奧古斯丁·帕特裡修斯

Aurungzebe 奧朗則布

Auruss 奧魯斯汗

Azymites 阿茲邁特分子

Baltha Ogli 巴爾薩·奧格利

Baluze 巴盧茲

Barbaro 巴巴羅

Barberini 巴貝裡尼家族

Baroncelli 巴隆塞利

Bartholemy Glanville 巴多羅買·格蘭維爾

Batavians 巴塔維亞人

Batnir 巴特尼爾

Bayle Pierre 貝爾

Bede 比德

Beg 貝格

Beglerbeg 貝格勒貝格

Belgic 《貝爾京年代記》

Bellini Giovanni 貝利尼

Benedict XI 本尼狄克十一世

Benedict XII 本尼狄克十二世

Bernard Guido 伯納德·基多

Bernier Francois 伯尼爾

Bessarion 貝薩裡翁

Bielke 比爾克

Bizon 比宗

Blackheath 布萊克希斯

Blondus 布隆杜斯

Boivin 波伊文

Bolingbroke 波林布洛克

Bollandist 波朗德派信徒

Bonanni 波納尼

Bonfinius 邦菲尼烏斯

Boniface VIII 卜尼法斯八世

Bouillaud 波伊勞德

Bracciano 布拉恰諾

Bramante 布拉曼特

Brancaleone 勃蘭卡勒翁

Brescia 佈雷西亞

Bridget 布裡傑特

Brutus 布魯圖斯

Buda 比尤達

Budaeus 布多烏斯

Buffon, Georges Louis Le Clerc, comte de 布豐

Busbequius 布斯比奎斯

Cafarello 卡法雷洛

Calapin 卡拉平

Calil Basha 卡利爾·巴蕭

Calil 卡利爾

Calistus II 卡利斯都二世

Callimachus 卡利馬克斯

Callistus Othomannus 卡利斯圖斯·奧斯曼努斯

Calmuck 卡爾梅克人

Campanus 康帕努斯

Campus Martius 戰神廣場

Cananus 卡納努斯

Candahar 坎達哈

Cannae 坎尼

Canon Nameh 《納米哈法規》

Cantemir Demetrius 康特米爾

Canterbury 坎特伯雷

Cape Comorin 科摩林角

Capiculi 卡皮庫利

Capistran 皮斯特朗

Capizucchi 卡皮朱契

Capoccio 卡波修

Capranica 卡普拉尼卡

Capua 卡普阿

Caraffa 卡拉法教皇

Caramanian 卡拉馬尼亞人

Carashar Nivian 卡拉夏·尼維安

Caroccio 卡羅修

Carthusian 卡爾特西安

Cash 卡什

Cassino 卡西諾山

Cataphrygia 卡塔弗裡吉亞

Catulus 卡圖盧斯

Cavae 卡維

Celestine III 切萊斯廷三世

Cencio Frangipani 琴喬·弗朗吉帕尼

Cenni 森尼

Cereau 塞梭

Cerroni 塞羅尼

Cestius 塞斯提烏斯

Chalcocondyles 卡爾科科戴勒斯

Chalcocondyles, Laonicus 卡爾科科戴勒斯

Chandler 錢德勒

Charenton 查倫頓

Charles Cange 查理·康熱

Charles the Bald 「禿子」查理

Chronicon Tarvisianum 《塔維西尼年代記》

Clement V 克雷芒五世

Clement VI 克雷芒六世

Clovis 克洛維

Cola di Rienzi 科拉·德·裡恩齊

Commachio 科馬齊奧

Concord 協合宮

Conradin 康拉丁

Constans 君士坦斯

Constantine Lascaris 君士坦丁·拉斯卡裡斯

Conti 康提

Cordova 科爾多瓦

Corioli 科裡奧利

Corsi 科西

Corvinus 科維努斯

Cosmo 科斯摩

Cossova 科索沃

Coupele 庫普勒

Cousin 庫辛

Crescentius 克雷森提烏斯

Creyghton 克雷頓

Cromwell 克倫威爾

Croya 克羅雅

Crusius Martin 克魯修斯

Cuspinian Joannes 庫斯皮尼安

Cyriaca 塞裡阿卡

Cyrus 居魯士

Cyzicus 庫濟庫斯

D』Herbelot, de Molainville 德貝洛

Davila 達維拉

Davy 達維

de Bure 德·佈雷

de Retz 德·雷茲

de Vintimille 德·文提米勒

Delhi 德裡

della-Valle 德拉瓦勒

delle Materie Beneficiarie 《教會之架構》

Delphinus Gentilis 德斐努斯·根提利斯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德米特裡烏斯·卡爾科科戴勒斯

Despina 德斯庇娜

Diodorus Siculus 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

Diodorus 狄奧多魯斯

Don Sebastian 《唐·塞巴斯蒂安》

Donatus 多納圖斯

Doric 多里克

Dover 多佛

Dryden 德萊登

Ducas Michael 杜卡斯

Ducas 杜卡斯

ducat 達克特

Ebn Schounah 伊本·斯考納

Eloisa 埃洛伊莎

Emanuel Chrysoloras 伊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

Emanuel Malaxus 伊曼紐爾·馬拉克蘇斯

Ernesti 厄尼斯提

Erzeroum 埃爾澤努姆

Eugenius IV 尤金尼烏斯四世

Euripides 歐裡庇得斯

Eutychius 歐提奇烏斯

Evander 埃萬德

Fabrotti 法布羅提

falcone in bosco 林中獵鷹

Farage 法拉吉

Farnese 法爾尼斯宮

Fars 法爾斯

Farsistan 法爾西斯坦

Faunus 福努斯

Faustina 福斯蒂娜

Felix V 菲利克斯五世

Ferrarra 費拉拉

Fitz-Stephen 菲茲·斯蒂芬

Fleury 弗勒裡

florin 弗羅林

Florus 弗洛魯斯

Foncenagne Etienne Laureault de 豐塞馬吉尼

Fontana 豐塔納

Foulques 富爾基耶

franchises 豁免地區

Franciscan 方濟各會

Franconia 弗朗科尼亞

Frangipani 弗朗吉帕尼

Frescati 弗雷斯卡提

Frisingen 弗裡辛津

Froben 弗羅本

Froissard 弗羅薩德

Fulvius 弗爾維烏斯

Fundi 豐迪

Gabour Ortachi 加波兒·奧塔契

Gabours 加波兒

Galerius 伽勒裡烏斯

Gallienus 伽利埃努斯

Gardiner 加德納

Gascogny 加斯科尼

Gaurinus 高裡努斯

Gelasius II 格拉修斯二世

Gennadius 根納狄烏斯

Geoffrey 傑弗裡

George Gemistus Pletho 喬治·吉米斯圖斯·普勒索

George Phranza 喬治·法蘭扎

George Scholarius 喬治·斯科拉裡烏斯

Gerace 吉拉西

Getes 格特人

Giovanni Villani 喬瓦尼·維拉尼

Girardon 吉拉敦

Gonsalvo 貢薩爾沃

Gracchi 格拉古兄弟

Grampian 格蘭扁山

Greaves John 格裡夫斯

Grocyn 格洛辛

Grosley 格羅斯利

Gruter Jean 格魯特

Guelders 奎爾德

Guesclin 奎斯林

Guicciardini 奎恰迪尼

Guilliman 基利曼

Gunther 甘特

Gymnosophist 天衣派信徒

Halys 哈里斯河

Hanckius 漢克烏斯

Harley 哈雷圖書館

Hassan 哈桑

Havercamp Sigebetus 哈弗坎普

Hawkwood 霍克沃德

Heloise 埃洛伊茲

Herodian 希羅底安

Hexamilion 六里峽

Hieracium 海拉西姆

Hildegardis 希爾德加底斯

Hime 海姆

Hody 霍迪

Houssein 侯賽因

Hugues de Sade 格·德·沙德

Hussites 胡斯信徒

Hyde 海德

Hyphasis 海法西斯

Ibrahim 易卜拉欣

Ilissus 伊利蘇斯河

Imbros 因布羅斯島

Ionic 愛奧尼亞

Irene 《艾琳》

Irtish 齊斯河

Isa 伊撒

Ischia 伊斯基亞島

Ismael Beg 伊斯梅爾·貝格

Jacova Rovere 賈科瓦·羅維爾

James Caietan 詹姆士·卡耶坦

James Pontanus 詹姆士·潘塔努斯

Jancus Lain 揚庫斯·萊因

Janus Lascaris 雅努斯·拉斯卡裡斯

Jehan Numa 耶漢·努馬皇宮

Jeremiah 傑裡邁亞

Jihoon 烏滸水

Jodelle 若代爾

John Argyropulus 約翰·阿吉羅普盧斯

John Castriot 約翰·卡斯特裡奧特

John Galeazzo 約翰·加利索

John Gerson 約翰·吉森

John Hocsemius 約翰·霍森尼烏斯

John Huniades 約翰·哈尼阿德斯

John Justiniani 約翰·查士丁尼

John Pepin 約翰·丕平

John Villani 約翰·維拉尼

Johnson 約翰遜博士

Joseph Maria Suares 約瑟·瑪利亞·斯瓦裡斯

Julian Caesarini 朱利安·愷撒裡尼

Juliers 朱利爾

Kashgar 喀什加爾

Khondemir 孔德米爾

Kiotahia 基塔希亞

Kipzak 哥薩克

Kiuperli 基烏佩利

Knight 奈特博士

Ladislaus 拉底斯勞斯

Lancaster 蘭開斯特

Lancelot Claude 朗斯洛

Langles 朗格勒

Laonicus Chalcocondyles 拉奧尼庫斯·卡爾科科戴勒斯

Latimer 拉提默

Laura 羅拉

Laure De Noves 勞爾·德·諾維

Laurentius Valla 勞倫提烏斯·瓦拉

Lavardin 拉瓦爾丹

Lavinia 拉維尼亞

Lazarus Ogli 拉扎魯斯·奧格利

Le Clerc Jean 勒·克拉克

Leipsic 利普西克

Lemberg 倫貝格

Lemnos 勒諾斯

Lenfant 倫芬特

Leonard Aretin 利奧納德·阿雷廷

Leonardus Aretinus 利奧納杜斯·阿雷提努斯

Leonardus Chiensis 利奧納杜斯·契西斯

Leontius Pilatus 利奧提烏斯·皮拉圖斯

Leopold 利奧波德

Lepanto 勒班陀

Leunclavius Joannes 萊克拉維斯

Leunclavius 萊克拉維斯

Levesque 勒維斯克

Lex Regia 《雷吉亞法》

Liege 列日

Ligurinus 《黎古裡努斯》

Lima 利馬

Linacer 黎納塞

Lisle 利斯勒

Lissus 黎蘇斯

Locri 拉克裡

Loldong 洛爾敦

Lorenzo 倫佐

Lothaire I 皇帝洛泰爾一世

Lower Dibras 下迪布拉斯

Lucas Baetus 盧卡斯·伯埃圖斯

Lucas Notaras 盧卡斯·諾塔拉斯

Lucca 盧卡

Lucius II 盧修斯二世

Lucretia 盧克雷提亞

Ludovico Ariosto 盧多維可·阿里奧斯托

Ludovico Monaldeschi 盧多維科·蒙納德斯契

Maffei,Francesco Scipione, Marchesi 馬費伊

Magnesia 馬格尼西亞

Mahmood 馬穆德

Malatesta 馬拉特斯塔

Mantua 曼圖亞

Manuel Chrysoloras 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

Marcian 馬西安皇帝

Marco Antonio Colonna 馬可·安東尼奧·科隆納

Maria 瑪利亞

Marino 馬裡諾

Marinus Barletius 馬裡努斯·巴勒提烏斯

Marlaam 巴拉姆

Marsham John 瑪夏姆

Marsigli Luigi Fernando 馬爾西利

Martianus 馬爾提阿努斯

Martin Crusius 馬丁·克魯修斯

Martin Ursini 馬丁·烏爾西尼

Mattaire 馬塔利

Matthias Corvinus 馬提亞·科維努斯

Maximian 馬克西米安

Maximilian 馬克西米利安

Maximus 馬克西穆斯

Medici 美第奇家族

Melos 梅洛斯島

Menage 梅納吉

Mentz 門茲

Mesembria 梅森布裡亞

Metelli 梅泰利

Metrophanes 梅特羅法尼斯

Metz 梅斯

Mianis 米阿尼斯

Milvian 米爾維亞

mina 邁納

Minerva 密涅瓦

Minorbino 米諾比諾

Moawiyah 穆阿維亞

moderator 「首長」

Modon 莫敦

Moguls 蒙兀兒

Montreal 蒙特雷爾

Morad 穆拉德

Mordvans 莫爾德萬人

Morea 摩裡亞

Moulinet 穆利尼

Moultan 穆爾坦

Mousa 穆薩

Mufti 穆夫特

Mungals 蒙加爾人

Munster 明斯特主教

Murad 阿穆拉

Mustapha 穆斯塔法

Nagona 納戈納

Nardini 納爾迪尼

Navarre 那瓦爾

Navona 那沃納

Nicetas 尼西塔斯

Nicholas Perrot 尼古拉·佩羅特

Nicholas Rienzi Gabrini 尼古拉·裡恩齊·加布裡尼

Nicopolis 尼科波裡斯

Nocera 諾切拉

Nogaret 諾加裡特

Nolli 諾利

Norwich 諾維奇

Numidia 努米底亞

Nuys 努伊斯

Odericus Raynaldus 奧德裡庫斯·雷納杜斯

Odessus 奧德蘇斯

Odin 奧丁

Oenaria 伊納裡亞

Oliver Cromwell 奧利弗·克倫威爾

Oliver 奧利弗

Olivetan 奧利維坦

Orange 奧朗日

Orchan 烏爾汗

Orkney 奧克尼群島

Orlando Furioso 《奧蘭多·富瑞奧索》

Ormuz 奧木茲

Orvieto 奧爾維耶托

Ostia 奧斯蒂亞

Otaheite 奧塔海提

Otranto 奧特朗托

Otrar 奧特拉

Ouzbegs 烏茲貝格人

Padua 帕杜阿

Palestrina 帕勒斯特裡納

pallium 帕利烏姆

Pallus 帕盧斯雕像

Pamiers 帕米耶

Pandulphus Pisanus 潘杜法斯·比薩努斯

Panvinius 潘維尼烏斯

Paolo 保羅

Parma 帕爾馬

Paros 帕洛斯

Paul Petroni 保羅·佩特羅尼

Paulus Jovius 保盧斯·約維烏斯

Penge-Hazari 潘吉-哈札裡

Pera 佩拉

Perpignan 佩皮尼昂

Perugia 佩魯賈

Peter Agapet Colonna 彼得·阿加佩特·科隆納

Peter Antonius 彼得·安東尼烏斯

Peter De Luna 彼得·德·盧納

Peter De Rupibus 彼得·德·魯皮巴斯

Peter Gyllius 彼得·吉利烏斯

Peyssonel Claude Charles De 佩索尼爾

Pharanza 法蘭扎

Phenar 菲納爾門

Phidias 菲迪亞斯

Philelphus 菲勒福斯

Philip De Comines 菲利普·德·科米納

Philip the Fair 「老好人」菲利普

Phocaea 福西亞

Phranza 法蘭扎

Pisidia 皮西底亞

Pius II 庇護二世

Platina 普拉提納

Plutarch 普魯塔克

Pocock 波科克

Podesta 「波德斯塔」

Poggiana 《波吉亞納》

Poggius 波吉烏斯

Poitou 普瓦圖

Polenta 波倫塔

Pollistore 波利斯托

Polybius 波利比阿

pomarium 果園

pomoerium 外圍邊界

Pomponius Laetus 蓬波尼烏斯·萊塔斯

Porphyrogeniti 「生而為帝王者」

Portius 波提烏斯

Porto 波爾圖

Praeneste 普拉內斯特

Praxiteles 普拉克西特勒斯

Punjab 旁遮普

Pyrrhus Ligorius 皮洛斯·利戈裡烏斯

Pyrrhus 皮洛斯

quartieri 特區

Quirinal 基裡那爾山

Reggio 雷焦

Reimar 雷瑪

Reis Effendi 雷斯·伊芬迪

Reiske 雷斯克

Renaudot 雷諾多

Rennel 倫內爾

Rennel 內爾

Retz 雷茲

Rex Romae 「羅馬王」

Rienzi 裡恩齊

Ripaille 帕勒

Robert Stephens 羅伯特·斯蒂芬斯

Robert Valturio 羅伯特·瓦爾圖裡奧

Robert Wingfield 羅伯特·溫菲爾德

Rospigliosi 羅斯皮利歐西家族

Rovigo 羅維戈

Rowe 羅威

Rowland 羅蘭

Rycaut Paul 來考特

Sade 薩德

Sagredo Giovanni 薩格雷多

Saheb Keran 薩赫布·克朗

Salankanen 薩朗坎恩

Salerno 薩勒諾

Sallengre 薩倫格雷

Samanaens 薩滿族

Samothrace 薩摩斯拉斯島

Sangar 桑加爾河

Sanjiak 「桑吉克」

Sannuccio Delbene 桑努西奧·德貝尼

Sapor 沙普爾

Sarzanella 薩爾扎尼拉

Savella Ursini 薩薇拉·烏爾西尼

Savelli 薩維利

Scanderbeg 斯坎德貝格

Schmidt 施米特

Sciarra Colonna 夏拉·科隆納

Scipio 西庇阿

Scodra 斯庫台

Sebaste 賽巴斯特

Sebzar 塞布扎爾

Seez 塞埃

Segedin 塞吉丁

Seid Bechar 賽義德·貝卡爾

Selim II 謝裡姆二世

Selim 謝裡姆

Selina 塞利納

Sepulveda 塞卜維達

sequin 英西昆

Seratculi 塞拉庫利

Servia 塞爾維亞

Sfetigrade 斯菲提格勒

Shah Mansour 曼提爾

Sharokh 沙洛克

Shaw Allum 肖·阿盧姆

SherefeddinAli 謝裡菲汀·阿里

Shiraz 設拉子

Shirwan 希萬

Sienna 西恩納

Sigismond 西吉斯蒙德

Signia 西格尼亞伯爵

Sihoon 錫霍

Sinope 錫諾普

Sixtus IV 西斯篤四世

Sixtus 西斯篤

solidus 蘇勒達斯

Soliman I 索利曼一世

Sophocles 索福克利斯

Sorbonne 索邦

Soubahs 蘇巴人

Spahis 斯帕希

Spoleto 斯波萊托

Spon 斯邦

Spondanus 斯邦達努斯

St. Albans 聖阿爾班

St. Austin 聖奧斯汀

St. Dominic 聖多明尼克

St. Francis 聖弗朗西斯

St. Maria Maggiore 聖瑪利亞·馬焦雷教堂

St. Romanus 聖羅馬努門

Statius 斯塔提烏斯

Stephen Baluze 斯蒂芬·巴盧茲

Stephen Infessura 斯蒂芬·因菲蘇拉

Stephen Porcaro 斯蒂芬·波卡羅

Strasburgh 斯特拉斯堡

Strymon 斯特裡蒙河

Sultania 提爾塔尼亞

Sutri 蘇特裡

Suvas 蘇瓦斯

Swabia 士瓦本

Sylvester 西爾維斯特

Tableau Generale de l』Empire Ottoman 《奧斯曼帝國年表》

Tacitus 塔西佗

Tamerlane 泰摩蘭

Tana 塔納

Tanais 塔內斯河

Tarentum 他林敦

Tarpeia 塔普拉亞

Tarpeius 塔爾培烏斯

Tarquin 塔昆文

Tartessus 塔特蘇斯

Tasso 塔索

Tauris 陶裡斯

Tcheremisses 契雷米斯人

Tekkur 特庫爾

Testaceo 特斯塔西奧山

Teucri 圖克裡人

Theodore Gaza 狄奧多爾·加薩

Theodoric 狄奧多里克

Theophrastus 狄奧弗拉斯圖斯

Thomassin 托馬森

Thonon 托農

Thrasymene 特拉西梅諾

Thuanus 圖阿努斯

Tibur 蒂伯爾

Timour Beg 帖木兒·貝格

Timour 帖木兒

Tiraboschi 蒂拉博斯基

Tivoli 蒂沃利

Toctamish 托克塔米什

Tomans 「托曼」

Tomaso Fortifiocca 托馬索·福提費卡

Totila 托提拉

Tott 托特男爵

Trevigi 特列維吉

Tribonian 特裡波尼安

Tully 塔利

Turbe 托貝

Turnus 突努斯

Turpin 特平

Tusculum 圖斯庫盧姆

Ulugh Beg 烏盧·貝格

Upper Dibras 上迪布拉斯

Urban V 烏爾班五世

Urbino 烏爾比諾

Ursini 烏爾西尼

Usher James 厄捨

Vacca Flaminius 瓦卡

Valaigne 瓦拉幾尼

Valerius Maximus 瓦列裡烏斯·馬克西穆斯

Valla 瓦拉

Valona 瓦洛納

Varna 瓦爾納

Vaucluse 沃克路斯泉

Venaissin 維納辛郡

Verona 維羅納

Vertot 韋爾特神父

Vespasian 韋斯巴薌

Vignoles Alphonse Des 維爾奧尼斯

Villani 維拉尼

Viri 維裡

Visconti 維斯康提

Vitellius 維特裡烏斯

Viterbo 維泰博

Wheeler 惠勒

White 懷特

William Temple 威廉·坦普

Winchester 溫切斯特

Wolsey 沃爾瑟

Xylo gate 木門

Yeletz 葉勒茲

Yezd 葉茲德

Zagarola 扎加羅拉

Zagrab 薩格勒布

Zampea 讚佩婭

Zanubi 扎努比

Zichidae 「齊契底」

Zuinglius 朱英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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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些《實錄》交給葉茲德的土著謝裡菲汀·阿里，用波斯文寫成帖木兒·貝格的歷史，佩特·克洛將其譯成法文，對我來說是可靠的指導，有關地理和年代的資料非常精確，雖然他用卑躬屈膝的態度頌揚這位英雄的德行和功勳，但還能據實記載公眾的事務。帖木兒的意圖是要從國內和國外獲得需要的情報。


[2]
 　歐洲仍舊不清楚這些註釋的內容，但是懷特的朋友達維少校，在東方讀過「在令人興趣盎然而又錯綜複雜的時代，那本翔盡而忠實的敘事史書」，他會將原文和譯本送回國，可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


[3]
 　我不知道最早的《法令彙編》，無論是用土耳其文還是蒙古文記載，目前是否仍舊存在。波斯文的譯本加上英文的譯文和極有價值的索引，在達維少校和阿拉伯文教授懷特共同努力之下得以出版。這部著作是一位博學的東方學家朗格勒從波斯文譯成法文，並且增加帖木兒的傳記和很多引人入勝的註解。


[4]
 　蕭·阿盧姆是當代的蒙古人，曾經閱讀和評估偉大祖先的《法令彙編》，但是無法激起倣傚之心。英文譯者依賴內文的證據，但要是任何可疑之處都被認為是欺騙或杜撰，就是達維少校的信函也不可能驅散這片陰影。東方人從來沒有培養出批評的雅量，一位君王的贊助與一位書商相比，並不是獲利過少，而是不受尊重。當然這件事也不一定不可信，說是真正的作者那位波斯人，為了提高作品的價值和售價，竟然放棄內容的可信度。


[5]
 　帖木兒的意義在土耳其語來說是「鐵砧」，貝格是用來稱呼領主或君王的敬語。因為字母或腔調的改變，Beg的發音變成Lenc或Lame，歐洲人以訛傳訛將兩個字並在一起成為Tamerlane。


[6]
 　要是按照一本族譜的記載，成吉思汗的第四代祖先和帖木兒的第九代祖先是兄弟。他們同意長房的後裔繼承大汗的地位，其餘各房的子孫擔任大臣和將領的職務，這種傳統對於帖木兒野心勃勃展開事業的確有很大幫助。


[7]
 　在提到帖木兒一些誤導和愚蠢的故事以後，阿拉布夏被逼得要講實話，承認帖木兒與成吉思汗有親戚關係。阿布加齊汗的證詞說得非常清楚，極為權威而且不容置疑。


[8]
 　海德博士的著作提到帖木兒的出生日期，他的孫兒烏盧·貝格要占星家就這個日期據以推算氣運。帖木兒生於1336年4月9日，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證明那天是行星大會合的日子，就像有些征服者和先知一樣，帖木兒得到薩赫布·克朗的稱號，說他是行星會合的主子。


[9]
 　在帖木兒擬定的《法令彙編》中，喀什加爾汗的臣民被不合適地稱呼為烏茲貝格人或烏茲別克人，這個名字屬於韃靼人的另一支系和特定的區域。要是我能確知這個字出現在土耳其語的原文中，就能大膽宣佈，《法令彙編》的構思是帖木兒過世後一個世紀，在烏茲別克人於河間地區建立政府組織時所制定。


[10]
 　謝裡菲汀著作的第一卷是用來敘述這位英雄人物的私人生活。作者本人或帖木兒的秘書都非常高興，把他的功績擴大到13個大膽企圖和冒險行動，就是阿拉布夏故意描黑的角落也能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11]
 　謝裡菲汀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及阿拉布夏的著作都提到波斯、韃靼地區和印度的征服，也可以參考《法令彙編》極為卓越的索引。


[12]
 　韃靼人對神秘的數字「九」非常尊敬，阿布加齊汗因為這個緣故將他的《宗譜史》區分為九篇。


[13]
 　根據阿拉布夏的說法，膽怯的帖木兒逃回自己的帳篷，穿著婦女的服裝來躲避曼提爾沙王追捕。或許是謝裡菲汀過分誇大他的勇氣。


[14]
 　奧木茲的歷史很像泰爾，位於大陸的古老城市被韃靼人摧毀，重建在鄰近一個島嶼上面，缺乏飲用的淡水或植被。奧木茲國王因印度的貿易和珍珠的采撈而致富，在波斯和阿拉伯都擁有大量的土地，但是他們最早成為刻爾曼蘇丹的屬國，後來是葡萄牙的專制君主將他們從本國首相的暴虐統治下解救出來。


[15]
 　阿拉布夏曾經到哥薩克旅行，對於北部地區的地理、城市和革命，獲得非常特殊的知識。


[16]
 　身為編輯的懷特對謝裡菲汀膚淺的記載給予毫不留情的責難，說他根本不清楚帖木兒的構想和採取行動的真正原因。


[17]
 　獲得俄羅斯人的皮貨比起成錠的金銀更為可信，但安條克的亞麻布並不出名，何況這座城市已經殘破不堪，我認為亞麻布是歐洲的產品，漢斯的商人從諾夫哥羅輸入。


[18]
 　勒維斯克訂正謝裡菲汀的錯誤，標明帖木兒征服行動真正的範圍，他的論點不僅多餘而且毫無必要。只要引用《俄羅斯編年史》就可以證明，莫斯科在6年前已被托克塔米什佔領，逃過更可怕入侵者的刀兵之災。


[19]
 　巴巴羅的《遊記》中提到有位埃及領事在公元1436年從大開羅來到塔納，正好是在這個城市重建以後。


[20]
 　謝裡菲汀描繪出亞速遭到洗劫的狀況，更特別的地方是一本意大利年代記的作者也有記錄。他曾與威尼斯的米阿尼斯(Mianis)兩兄弟談起此事，其中一位被派為代表前往帖木兒的營地，另一位在亞速失去3個兒子和1.2萬達克特。


[21]
 　謝裡菲汀只是提到從日落到日出幾乎發生在同一時刻，解答這個問題在於莫斯科所處的緯度(北緯56度)，以及北極光的幫助，還有就是夏天的始曉和黃昏延續很久。但是說到一天有40天那樣長，全部都是白天或黑夜，這只限於北極圈以內的地區。


[22]
 　流經旁遮普的河川是印度河五條位於東部的支流，首次出現在連內爾少校無與倫比的印度地圖之內，不僅吻合實況而且極為精確。在他的作品《重要學術論文集》中，根據判斷的能力和淵博的學識，詳盡說明亞歷山大和帖木兒的進軍路線。


[23]
 　恆河和雅魯藏布江這兩條巨川都發源於西藏，來自同一條山脈位置相反的分水嶺，彼此的距離有1200英里，經過2000英里曲折的河道，在離孟加拉灣很近的地方會合。然而事物的機遇有如此大的差異，雅魯藏布江最近才被發現，它的伴侶恆河在古代和近代的歷史中卻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帖木兒獲得最後勝利的庫普勒戰場，真正的位置一定靠近洛爾敦，離加爾各答有1100英里，這個重要的城市在1774年還是英國軍隊的一個營地。


[24]
 　這些充滿敵意的信函我們獲得三種抄本，分別收錄在《法令彙編》、謝裡菲汀和阿拉布夏的著作之中，雖然格式有別但是表現出相同的精神和內涵，之所以產生不同之處，可能是在各種情況下，從土耳其原文譯成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緣故。


[25]
 　蒙古的埃米爾使用「土耳其人」的名稱，使自己和同胞獲得顯赫的身份。他用「土庫曼人」這個並不體面的稱呼，來羞辱巴耶塞特的世系和民族。然而我並不瞭解奧斯曼人為何會傳承自土庫曼的水手，這些內陸的牧人離開海洋非常遙遠，完全沒有接觸過這方面的事務。


[26]
 　東方人非常敏感，絕不會談起他們的女眷，阿拉布夏認為土耳其民族要求更為嚴格。值得注意之處是卡爾科科戴勒斯對這方面的傷害和侮辱有相當的認識。


[27]
 　蒙古人的稱呼可以參閱《法令彙編》，提到波斯人可以引用《東方圖書書目》的資料。但是我沒有發現阿拉伯人使用愷撒的頭銜，就是奧斯曼人也不會這樣膽大妄為。


[28]
 　對於國內新近發生的事件和處理的方式，阿拉布夏的態度雖然偏袒，還不失為一個可信的證人。帖木兒當然會為一位敘利亞人所憎恨，但是帖木兒的惡名昭彰也是事實，就某種程度而言，阿拉布夏也要尊重敵人的地位和自己的名聲，他對帖木兒的痛恨也許可以用來修正謝裡菲汀那甜得發膩的讚譽。


[29]
 　宗教法官和歷史學家伊本·斯考南是一位主要角色，阿拉布夏似乎從他那裡抄襲這些有趣的談話。然而伊本·斯考南後來怎麼能再活75年之久？


[30]
 　阿拉布夏或伊本·斯考納相信一位花剌子模官員提供的資料，把徵兵人數說成80萬人。一位希臘歷史學家的記載只比這個數目多2萬人，倒是可以令人深思。波吉烏斯的計算是100萬人，另外一名當代的拉丁人說是110萬人。有一名日耳曼士兵參加過安哥拉會戰，證實極為龐大的兵力是160萬人。帖木兒在他的《法令彙編》中，沒有紆尊降貴去計算他的部隊、臣民和歲入。


[31]
 　這位偉大的蒙古人為了自己的面子和官員的利益，對於無效兵力占很大的份量倒是能夠接受。伯尼爾(17世紀英國歷史學家和傳教士)的贊助人潘吉-哈札裡，是指揮5000名騎兵的將領，實有的人數不到500人。


[32]
 　帖木兒確認奧斯曼軍隊的總兵力是40萬人，法蘭扎減為15萬人，那名日耳曼士兵將數目增加到140萬人，這可以證明蒙古人在當時是人多勢大的族群。


[33]
 　[譯注]法國人將之作為騎兵的稱呼，通常以團為單位編成。


[34]
 　商隊的行程每天走20或25英里，用來標示出安哥拉與鄰近城市的距離並不是毫無用處：到西麥拿的行程是20天，基塔希亞是10天，布爾薩是10天，愷撒裡亞是8天，錫諾普是10天，尼科米底亞是9天，君士坦丁堡是12天或13天。


[35]
 　蘇丹要能戒急用忍，不可有勇無謀(帖木兒的說法是「將有勇氣的腳放進有耐性的馬鐙」)，這個韃靼譬喻在《法令彙編》的英文譯本裡沒有記載，卻保留在法文譯本之中。


[36]
 　謝裡菲汀證實帖木兒的陣營也有希臘火。但是伏爾泰認為這位君主將一些刻著特殊記號的火炮送到德裡，當代人卻對這件事一致保持沉默，可以用來反駁伏爾泰的奇怪說法。


[37]
 　伏爾泰不僅對這件事抱著懷疑的態度，在任何狀況下他都會反對民間流行的傳說，使受到誇大的惡行和美德恢復真相，他那種絕不輕信的立場通常都能合乎理性的要求。


[38]
 　可以參閱謝裡菲汀的歷史著作，公元1424年他在設拉子完成這部作品，呈獻給易卜拉欣蘇丹，即沙洛克的兒子和帖木兒的孫子。這位蘇丹在他的父親在世時，就已經統治法爾西斯坦。


[39]
 　博學的德貝洛(1625—1695 A.D.，法國東方學家)在研究過孔德米爾、伊本·斯考納的著作以後，就會知道在最可信的史書中並沒有提到這些傳說。但是他拒絕接受阿拉布夏迄今留存的證詞，對於懷疑他的正確與否留下可供斟酌的空間。


[40]
 　在撰寫這些回憶錄時，波西考特元帥仍舊擔任熱那亞總督。公元1409年發生全民起義運動，他被驅離熱那亞。


[41]
 　倫芬特寫出一本可供消遣的作品《波吉亞納》，讀者可以很滿意地得知波吉烏斯的平生和著作，也可以在法比裡修斯所編的叢書中找到有關資料。波吉烏斯生於公元1380年，死於公元1459年。


[42]
 　教皇馬丁五世過世之前波吉烏斯在短期內完成了這部《對話錄》，可以推斷這個時間是在公元1430年歲末。


[43]
 　這兩部意大利年代記是《塔維西尼年代記》和《埃斯特編年史》，兩位作者安德裡亞和詹姆斯都是當代人物，一位是特雷維吉的法官，而另一位是費拉拉的法官，前者提出了很確實的證據。


[44]
 　波斯國王沙普爾成為俘虜以後，被馬克西米安或伽勒裡烏斯愷撒將他全身用牛皮包裹起來，歐提奇烏斯提到這個傳說。搜集真實的史料所能得到的好處，是教導我們學習東方人的知識，他們對伊斯蘭教紀元之前那些時代的事所知甚詳。


[45]
 　阿拉布夏像個好奇的旅客那樣敘述加利波利和君士坦丁堡的海峽。我為了對這些事件獲得正確的觀念，比較蒙古人、土耳其人、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的敘述方式和所存偏見。西班牙使臣提到基督徒和奧斯曼人帶有敵意的聯合行動。


[46]
 　自從愷撒的名號轉移給羅姆的蘇丹以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君王保有特庫爾的頭銜，會與加利波利、帖撒洛尼卡等地的基督徒領主混淆不清。特庫爾這個詞從希臘原文的所有格發音訛傳而得。


[47]
 　[譯注]明太祖朱元璋於公元1398年逝世後，其孫朱允炆繼位，恐諸藩不服而有削權之舉。次年其叔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反叛，是謂靖難之役，中國的朝政為之混亂不堪。


[48]
 　[譯注]公元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皇宮大火，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蹤。


[49]
 　謝裡菲汀提到歐洲最有權勢之一的君王所派出的大使，我們知道這位君王是卡斯蒂利亞國王亨利三世，他的兩個使臣極其奇特的報告現在仍舊存世。可以看出，蒙古皇帝和法蘭西國王查理七世的宮廷之間，一直保持通信聯繫。


[50]
 　他們將帖木兒從前騎過的一匹年歲很大的駿馬，當成禮物送給中國皇帝，使臣在1419年離開赫拉特的宮廷，從北京返國已經是公元1422年。


[51]
 　新的規則是將32個棋子和64個方格增加到56個棋子和110或130個方格。但是，除了在他的宮廷以外，一般人都認為古老的西洋棋已經相當複雜。蒙古皇帝如果被臣民打敗，反而會覺得高興而不會不愉快，棋手會感到這種讚頌的價值。


[52]
 　除了在這裡所敘述的血腥文字，我早在本書第三卷以及第二卷的註釋中，已經加以說明：帖木兒將近30萬顆人頭疊起來，成為殘酷暴行的紀念物。除了羅威在11月5日上演的戲劇，我並不期望有人認為帖木兒不但仁慈而且謙虛。然而讀者尤其是編輯對他的《法令彙編》具有極其慷慨的熱誠，這方面我可以理解。


[53]
 　[譯注]所指的是東印度公司，成立於公元1600年，主要從事馬來群島的香料貿易，後來用武力進行對印度和中國的侵略，建立殖民地，推行帝國主義政策。


[54]
 　提到的內戰是從巴耶塞特逝世一直打到穆斯塔法亡故，德米特裡烏斯·康特米爾撰寫的方式按照土耳其人的觀點。卡爾科科戴勒斯、法蘭扎和杜卡斯依據希臘人的看法，最後這位作者的敘述特別冗長，內容豐富，極有見地。


[55]
 　當代的希臘人讚譽易卜拉欣的美德，他的後代是土耳其僅有的貴族，滿足於宗教事務的管理工作，能夠免於擔任公眾的職位，接受蘇丹每年兩次的訪問。


[56]
 　可以參閱帕契默、尼西弗魯斯·格列戈拉斯、謝裡菲汀和杜卡斯的著作。最後這位是極為好奇和謹慎細心的觀察者，根據他的出身和擔任的職位，對於有關愛奧尼亞和這些島嶼的問題，他的意見特別值得相信。在常去新福西亞的民族當中他提及英國人，這是他們從事地中海貿易最早的證據。


[57]
 　普林尼提到生產明礬的地方時，並沒有將福西亞列入，他把埃及算成第一位，其次是梅洛斯島，旅行家和博物學家圖內福爾曾經描述島上的明礬礦。等到失去福西亞以後，熱那亞人在伊斯基亞島發現這種用途廣泛的礦物。


[58]
 　我們的天才人物威廉·坦普爵士是一位作家，最會浮濫報道類似這種傳說中才有的慷慨行為，特別喜愛異國的優點和長處。等到征服俄羅斯，渡過多瑙河以後，他心目中的韃靼英雄解救、訪問、讚賞和婉拒君士坦丁的城市。他運用奉承的生花妙筆寫出背離歷史事實的文字，然而他那令人愉悅的杜撰之辭，比起康特米爾重大的謬誤更可以獲得人們的諒解。


[59]
 　土耳其的阿斯珀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白色的銀幣，目前成色不足已經貶值，從前的幣值相當於1個威尼斯達克特或英西昆的1/54。30萬阿斯珀的皇家津貼或貢金，可以換算成2500英鎊。


[60]
 　康特米爾在描述賽義德·貝卡爾時，並沒有指名道姓，我們可以假定穆罕默德的朋友把自己的戀情當成先知的特權，並且要將希臘最美麗的修女賜給聖徒和他的弟子。


[61]
 　對於這些不可思議的幽靈現身，卡納努斯認為是受到伊斯蘭聖徒的感召，但是誰會出面為賽德·貝查爾做證？


[62]
 　土耳其蘇丹僭用可汗的頭銜，然而阿布加齊還是不瞭解奧斯曼表親的作風。


[63]
 　土耳其政府位居第三的首相基烏佩利公元1691年在薩朗坎恩會戰中被殺，他竟然敢說索利曼的繼承者全都是笨蛋或暴君，現在正是讓這個家族下台的時候。像他這樣的政治異端分子可以看成一個正直的維新黨人。法蘭西使臣表現出僭越的行為，竟然指責同樣的家族繼續皇室的職位是特殊的例外，英格蘭的革命不僅有正當的理由，而且可以用來反駁他的說法。


[64]
 　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揭露出奧斯曼極其粗暴的政策，以及基督徒的兒童經過他們的教化變質成為土耳其士兵。


[65]
 　我對土耳其的教育和訓練的描述，資料來源主要是來考特(1628—1700A.D.，英國旅行家和作家)的《奧斯曼帝國的現況》，馬爾西利伯爵的《奧斯曼帝國的軍事組織和制度》以及《後宮概況》。格裡夫斯(1602—1652A.D.，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是一位好奇心很重的旅行家，他贊同最後那篇作品，將它列入作品的第二卷。


[66]
 　土耳其帝國直到圍攻維也納為止，一共有115位首相，他們的任期平均三年半。


[67]
 　[譯注]根據海姆上校所著《炮兵的起源》一書的考證，認為火藥的配方最早是羅傑·培根(1214—1292 A.D.)所發明，不過從培根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證據。


[68]
 　[譯注]現存的檔案中最早提到火炮是阿拉伯文數據，時間是公元1304年；公元1324年的梅斯圍攻戰使用很原始的火炮；公元1327年愛德華三世在蘇格蘭曾經用過。


[69]
 　查卡爾科科戴勒斯提到土耳其的火炮，在公元1422年被運用於君士坦丁堡圍攻作戰，杜卡斯則認為最早是用於圍攻貝爾格勒(1436 A.D.)。


[70]
 　[譯注]本尼狄克十二世是法蘭西籍教皇(1334—1342 A.D.)，極力整頓修會，建立嚴格的教規，遭致神職人員的反對，在公元1336年發佈諭令，指出人死後可見到天主。


[71]
 　奧德裡庫斯·雷納杜斯接替編纂巴羅尼烏斯《編年史》的工作，這份令人感到好奇的指示，是他抄錄自梵蒂岡的檔案(我相信它的來源是此地)。我對弗勒裡神父的著作極為欽佩，發現他的摘錄不僅清晰精確而且公正無私。


[72]
 　語意含糊的頭銜相當高明富於創意，「首長」一詞有很多同義語，用在這裡帶有西塞羅和拉丁文的古典風格。迪康熱的《辭典》不會收錄這個詞，在羅伯特·斯蒂芬斯的《類詞彙編》裡可以找到。


[73]
 　[譯注]克雷芒六世是法蘭西籍教皇(1342—1352 A.D.)，在阿維尼翁登上寶座，加強教皇的政教權力，在百年戰爭保持親法的立場，黑死病流行期間照顧病患，對猶太人提供庇護。


[74]
 　她的名字(很可能會弄錯)叫讚佩婭，一直單獨留在君士坦丁堡陪伴女主人，這位貴婦人的謹慎、博學和文雅贏得希臘人的讚譽和欽佩。


[75]
 　[譯注]本書提到約翰一世和二世的稱號與東羅馬帝系的排名不盡吻合，約翰一世應為約翰五世，而約翰二世應為約翰八世，如僅就帕拉羅古斯王朝而論，這個稱呼還是漏掉中間兩位獲得「約翰」名銜的皇帝。


[76]
 　可以參閱弗勒裡《教會史》一書，裡面記載了這份可恥的條約，雷納杜斯抄錄自梵蒂岡的檔案。對於洋溢著宗教意味的偽造文件，沒有必要大費周章。


[77]
 　然而他的頭銜是希臘皇帝，已不再引起爭論。


[78]
 　吟誦福音書的君王限於查理曼大帝的繼承人，舉行儀式的時間只限於聖誕節。在其他的節日，身為皇帝的輔祭在望彌撒時，只要能為教皇捧《聖經》或聖體布就感到心滿意足了。然而薩德神父寬宏大量地表示，查理四世憑著他為教會建立的功勳，雖然不能在這個適當的日子(公元1368年11月1日)舉行儀式，但還是有資格獲得這些恩典。


[79]
 　意大利文的發音產生訛傳的現象，所以從林中獵鷹聯想到英文詞hawkwood，成為我們這位冒險犯難同胞的名字。他一生獲得22次勝利，只有一次失敗，死於1394年，成為佛羅倫薩的將領，光榮的葬禮就共和國的排場而言超過了但丁或彼特拉克。


[80]
 　希臘皇帝讓人以為他的旅程是前去會見法蘭西國王，但是這些國家的歷史學家都沒有記載，表示根本沒有這回事。我也不相信帕拉羅古斯曾經離開過意大利。


[81]
 　約翰一世在公元1370年返國，曼紐爾二世的加冕是公元1373年9月25日，這一期間，還要處理長子安德羅尼庫斯的陰謀事件和給予懲罰。


[82]
 　約翰·加利索是勢力強大的首任米蘭公爵，弗羅薩德證實他與巴耶塞特有密切的聯繫，對於赦免和解救尼科波裡斯的法蘭西戰俘出力不少。


[83]
 　[譯注]亨利四世(1367—1413 A.D.)為蘭開斯特公爵約翰·剛特之子，廢黜理查德二世，平息各地的叛亂，即位為英格蘭國王。


[84]
 　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一劇，以君王宣誓發起十字軍東征作為開場和結尾，亨利四世相信自己會在耶路撒冷亡故。


[85]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記載於《1391—1478年政治史》，馬丁·克魯修斯出版，希臘皇帝拒絕禮拜的基督像很可能是一件雕塑作品。


[86]
 　拉奧尼庫斯·卡爾科科戴勒斯的《希臘和土耳其通史》以公元1463年冬天為最後的終止日期，突然結束好像表示他在同年封筆不再寫作。據我們所知他是雅典人，幾位與他同名的當代人士在意大利推廣希臘語甚有貢獻，這位謙遜的歷史學家著述如同天馬行空，經常有弦外之音，但是從未介紹自己。他的編輯萊克拉維斯(法國歷史學家和東方學家)和法比裡修斯一樣，對他的平生和習性一無所知。特別是他對日耳曼、法蘭西和英格蘭有深入的描述。


[87]
 　我不應該指責卡爾科科戴勒斯在地理方面的錯誤，拿這個例子來說，可能是引用希羅多德對原文的解釋，希羅多德的無知可以被原諒。但難道這些現代希臘人也從未讀過斯特拉波或其他次要地理學家的著作嗎？


[88]
 　大多數古老的浪漫傳奇在14世紀譯成法文的散文形式，很快在查理六世的宮廷成為騎士和貴婦最受歡迎的消遣。要是一個希臘人相信羅蘭和奧利弗的事跡，對於這個民族的歷史學家、那些聖丹尼斯的僧侶，就會諒解他們把總主教特平的寓言寫進《法蘭西年代記》。


[89]
 　伊拉斯謨就英格蘭流行的風氣寫了一段有趣的文字，特別提到外鄉人在到達或離開時，女士們會給予親吻。不過，他並沒有從這裡扯出聲名狼藉的推論。


[90]
 　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評述用於古代不列顛人的母系社會，愷撒和笛翁的著作以及雷瑪的註釋都抱持這種看法。奧塔海提筆下的阿洛伊的罪行一開始很明確，但是我們對這個文雅而多情的民族愈來愈瞭解時，罪行就愈來愈不明顯。


[91]
 　[譯注]馬丁五世是意大利籍的教皇(1417—1431 A.D.)，譴責教會分裂主義，再建教皇國和教廷的權威，維護教會在英格蘭和西班牙的權利。


[92]
 　喬治·法蘭扎年紀很輕就受到任用，在政府和皇宮裡服務，漢克烏斯從他的著作中搜集到他的生平事跡。曼紐爾過世時他的年紀不過24歲，在先皇極度讚許之下推薦給帝國的繼承人。然而皇帝約翰二世的態度很冷淡，後來他只能為伯羅奔尼撒藩王效勞。


[93]
 　在羅馬、米蘭以及埃斯庫裡亞圖書館，很早就存有大量希臘原作的抄本和手稿，但是令人感到慚愧的是，我們的水平太差，要靠詹姆士·潘塔努斯的拉丁文譯本和書摘，雖然他的譯文不能滿足信、達、雅的要求。


[94]
 　精確測量六里峽兩海之間的寬度是3800突阿斯，每1突阿斯的長度是6希臘尺，1希臘裡仍舊少於660法制突阿斯，丹尼爾認為這種長度單位土耳其還在使用。地峽的寬度經過計算應該是5英里，可以參閱斯邦、惠勒和錢德勒的《遊記》。


[95]
 　猶太人頭一個提出的異議是有關基督的死亡，如果基督之死是出於自願的行為，那基督應該算是自殺。皇帝對這個問題用神秘的教義加以迴避，然後他們爭論處女生子的概念和預言的性質等項目。


[96]
 　[譯注]尤金尼烏斯四世是意大利籍教皇(1431—1447 A.D.),在位期間就教皇權威問題，與主張改革教會的巴西爾宗教會議進行反覆的鬥爭，終於使教皇的政教權力得以鞏固。


[97]
 　保羅神父的論文《教會之架構》(這篇論文收在他的文集第四卷，這是最後也是編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對於教皇體制有深入的研究，敘述的方式能夠自由發揮。即使羅馬和他的宗教已經絕滅，寶貴的巨作還會流傳下去，這部書是闡揚理性的歷史和有益人類的訓誡。


[98]
 　教皇若望二十二世將1800萬弗羅林金幣，以及價值700萬金幣以上的金銀器具和珠寶，全部留在阿維尼翁。可以參閱約翰·維拉尼的《年代記》，他的兄弟從教皇的司庫收到這份賬目，在14世紀有一份600萬—800萬英鎊的財產，不僅數目極其龐大而且幾乎難以置信。


[99]
 　一位學識淵博而崇尚自由的新教徒倫芬特，對於比薩、君士坦斯和巴西爾的大公會議，寫出6卷風格嚴謹的四開本歷史巨著，但是最後部分除了波希米亞問題有關的記載能夠一絲不苟以外，撰寫的過程失之倉促，運用的資料不夠完整。


[100]
 　巴西爾會議的原始提案和記錄編成12卷四開本的巨著，保存在公立圖書館，巴西爾是一個自由城市，位於萊茵河畔，交通非常便利，鄰近的瑞士聯邦派出軍隊提供保護。公元1459年教皇庇護二世(伊涅阿斯·西爾維斯)在此建立大學，他曾經在宗教會議中擔任秘書。難道召開會議或設立大學比得上弗羅本出版的著作和伊拉斯謨的理論嗎？


[101]
 　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希臘人的數量超過神職人員和俗家信徒的實有數，這些人後來全都在照料著皇帝和教長，但是教會的首席司事沒有列出詳細的人數。他們在與教皇談判時提出條件，這次訪問要求教皇供給7.5萬弗羅林金幣，簡直是獅子大開口，已經超過他們的希望和需要。


[102]
 　我抱著公正的態度使用達克特和弗羅林這兩種幣值，它們的得名前者來自米蘭公爵而後者來自佛羅倫薩共和國。這些金幣是最早在意大利鑄造、或許是在拉丁世界的金幣，就重量和價值而論可能相當於英國基尼的三分之一。


[103]
 　在法蘭扎的拉丁譯本快到結尾的部分，我們可以讀到特拉布宗的喬治一份冗長的希臘文信函或演說辭，建議皇帝選擇尤金尼烏斯和意大利。他用藐視的眼光看待巴西爾主張分裂的會議以及高盧和日耳曼的蠻族，說他們要用陰謀詭計把聖彼得的寶座搬過阿爾卑斯山。難道君士坦丁堡沒有地圖嗎？


[104]
 　西羅普盧斯證實他自己和同胞全都氣憤不已。巴西爾的代表原諒過於草率的宣言，他們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改變會議的決議。


[105]
 　西羅普盧斯提到帕拉羅古斯的希望和西吉斯蒙德最後的規勸，希臘皇帝在科孚接到他的朋友過世的消息，要是他早點知道就會立即返國。


[106]
 　西爾維斯特這個基督徒名字來自教會的行事歷，現代希臘人將這種暱稱加在名字的後面。留下的抄本上面使用Syropulus這個名字，身為編輯的克雷頓沒有道理用任何借口把它改為Sguropulus，何況他自己親手在佛羅倫薩大公會議的決議上簽字，為什麼作者不能有敘利亞人的血統呢？


[107]
 　羅伯特·克雷頓是查理二世受到放逐時私人禮拜堂的神父，對於希臘人和拉丁人虛假的聯合這部分的歷史，曾經出版一個內容鬆散而文辭華麗的譯本，編者的宗教狂熱在前面加上容易引起爭論的題目，原作者撰寫時並沒有擬定。無論就敘述的方式還是寫作的風格而言，西羅普盧斯都是拜占庭最佳作者之一，但是大公會議有關正統教義的選集中，將他的作品排除在外。


[108]
 　我從這部歷史著作的結論，可以指出完成的時間是公元1444年，宗教會議舉行以後過了4年，這時教會的首席司事已經辭去職位。他那熾熱的情緒因時間和退休而逐漸冷卻，雖然西羅普盧斯的論點有欠公允，但是不會一意孤行毫無節制。


[109]
 　雖然我不會對每件史實都引用西羅普盧斯的著作，但是希臘人從君士坦丁堡到威尼斯的海上航行，以及到費拉拉的行程，我會引用其作品的第四節。這位歷史學家具有卓越的天分，能夠把發生的情景非常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的眼前。


[110]
 　舉行宗教會議時，法蘭紮在伯羅奔尼撒，但是他從藩王德米特裡烏斯獲得內容可信的通報，皇帝和教長在威尼斯和費拉拉受到極其禮遇的接待。拉丁人對這方面倒是很少提及。


[111]
 　一位希臘君王和一位法蘭西使臣在看到威尼斯以後都感到驚異不已，充分證明威尼斯在基督徒的城市當中不僅首屈一指而且無比壯觀。有關君士坦丁堡的戰利品在威尼斯的狀況，可以參閱西羅普盧斯的著作。


[112]
 　埃斯特的尼古拉三世統治時間長達48年之久(1393—1441 A.D.)，是費拉拉、摩德納、雷焦、帕爾馬、羅維戈和科馬齊奧的領主，可以參閱他的傳記，全部記載在穆拉托裡的作品裡。


[113]
 　拉丁的平民看到希臘人奇異的服裝就大笑起來，特別是很長的袍服、衣袖和鬍鬚，就連他們的皇帝除了紫袍和頂上鑲著寶石的冠冕，其他的沒有多大差別，然而還有一名旁觀者認為希臘人的風尚要比意大利人更為端莊和嚴肅。


[114]
 　有關皇帝的出獵可以參閱西羅普盧斯的著作。教皇送給他11匹狀況很差的乘用馬，但是他從俄羅斯買回一匹強壯而又快速的駿馬。「新軍」的稱呼令人感到驚愕，但是從奧斯曼宮廷傳到拜占庭宮廷的只有這個名稱，並沒有建立類似的制度，這種狀況經常出現於帝國的末期。


[115]
 　希臘人克服很多困難才獲得現金來取代實物的供應，各階層有身份的人員每月發給4弗羅林，僕從是3弗羅林，皇帝多加30而教長多加25弗羅林，親王或藩王多加20弗羅林，第一個月支付的總額是691弗羅林，可以推算不同身份領錢的希臘人沒有超過200人。在公元1438年10月20日他們拖欠了4個月的應付款，公元1439年4月拖欠3個月，7月已經簽署聯合決議還欠5個半月。


[116]
 　西羅普盧斯對於希臘人遭到囚禁以及皇帝和教長的暴虐，感到非常痛心。


[117]
 　意大利戰爭在穆拉托裡的《編年史》第十三卷記述得相當清楚。教皇從費拉拉退到佛羅倫薩，這位堅持分裂主張的希臘人西羅普盧斯，過於誇大了他的畏懼和混亂。教皇提出的議案更為周詳和審慎，可以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118]
 　西羅普盧斯很高興有700位高級教士參加巴西爾宗教會議，這項謬誤非常明顯，很可能是自動自發的行為。即使將每個階層所有參加會議的神職人員都列入，數字仍嫌誇大。西部的主教當中，那些缺席的人員對於教條可能抱著贊同或默許的態度，就算將這些人也全算進去，數字仍然有所誇大。


[119]
 　那些不喜歡教會聯合的希臘人，根本沒有意願要從堅固的堡壘裡出擊。拉丁人提出第二次尼斯會議的一份手稿，尼西亞信條裡有「暨」的字眼，這是非常明顯的贗品，只能增加他們的羞辱。


[120]
 　說到希臘主教的貧窮狀況，可以參閱杜卡斯引人注目的一段文字。有一位主教的全部財產只是3件老舊的僧袍。貝薩裡翁在修道院任教21年以後，全部的儲蓄是40弗羅林金幣，但是這位總主教離開伯羅奔尼撒的航程，要花去28弗羅林金幣，其餘都在君士坦丁堡用掉。


[121]
 　西羅普盧斯否認在簽署教會聯合決議文之前，希臘人曾經接受任何金錢的報酬，然而他提到一些令人起疑的情節。歷史學家杜卡斯斷然肯定有賄賂和貪瀆的行為。


[122]
 　希臘人很可憐地表示，他們害怕被逐離家園而受到永久的奴役。皇帝的威脅使他們產生強烈的反感。


[123]
 　我還忘記提及一位擁護正教信仰的知名之士：一隻深受寵愛的獵犬安靜伏在皇帝寶座前面的地毯上，等到宣讀教會聯合的決議文時竟然異常暴躁狂吠不已，就是受到宮廷內侍的安撫或鞭打也不肯安靜下來。


[124]
 　穆拉托裡的文選搜集若干位教皇最早的傳記，從而得知尤金尼烏斯四世的言行，不僅中規中矩而且堪稱模範。他的立場顯示在世人和仇敵的面前，過去可以克制私慾，現在還能信守誓言。


[125]
 　比起簽署贊同決議，西羅普盧斯更願意協助舉行慶祝教會聯合的典禮，後者算起來是比較輕微的惡行。他受到逼迫才去做這兩件事，這位首席司事找出很差勁的借口，解釋他為何要聽從皇帝的指示。


[126]
 　那些原始的教會聯合決議文現在不可能找到了，只有10份抄本留存下來(5份在羅馬，其餘分別在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威尼斯、巴黎和倫敦)，其中9份經過一位鑒定家的仔細檢查，指責希臘人的簽名有所差異和缺陷。然而其中幾份被認為是可信的抄本，上面有教皇和皇帝的親筆簽署，地點是佛羅倫薩，時間在他們最後分別之前。


[127]
 　希臘人在歸國的途中，在博洛尼亞與英格蘭的使臣交談。經過一番問答以後，這些立論公正的異鄉人取笑佛羅倫薩故作姿態的教會聯合。


[128]
 　有關聶斯托利教派和雅各派的再聯合，不僅微不足道而且是道聽途說。阿塞曼努斯是梵蒂岡最忠實的奴才，我翻遍他的作品都沒有找到需要的資料。


[129]
 　裡帕勒在日內瓦湖的南邊，位於薩伏伊境內，靠近托農，現在有一個卡爾特西安修道院，艾迪生稱許這個地方和它的創始人。埃涅阿斯·西爾維烏斯和巴西爾的神父對身為公爵的隱士，願意過苦修的生活讚不絕口，但是法蘭西和意大利的諺語，很不巧證實公眾的意見認為他過分奢侈。


[130]
 　有關這份巴西爾、費拉拉和佛羅倫薩宗教會議的文件，我已向人請教原始的提案和決議，這些資料在第十七冊和十八冊威尼斯編纂的大部頭巨著裡。奧古斯丁·帕特裡修斯是15世紀的意大利人，他的歷史著作雖然有欠公正，但是文字流暢清晰，使得整個事件在他的敘述之下能夠告一段落。迪潘將這本巨著摘要加以簡化，弗勒裡的後繼者從事類似的工作。高盧教會尊重反對的黨派，限制他們的成員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131]
 　穆爾修斯在初期花費精力搜集到3600個源自蠻族語文的希臘詞彙，第二次的編纂又增加1800個單詞，然而還有大量的補遺工作留給波提烏斯、迪康熱、法布羅提以及波朗德派信徒去完成。有一些波斯詞彙出現在色諾芬的作品裡，從普魯塔克的著作中獲得一些拉丁詞彙，這些都是戰爭和貿易帶來的無可避免的結果，但是成分不多的雜質對語言的形式和性質沒有造成多大的影響。


[132]
 　弗朗西斯·菲勒福斯是一個活動力極強的詭辯家，傲慢自大而且輕浮善變，朗斯洛( 1615—1695 A.D.，法國文法家和弗朗西斯·菲勒福斯的傳記作者)和蒂拉博斯基花費很大心血撰寫他的傳記，主要內容來自他個人的書信。他和當代人士絞盡腦汁的作品都被人遺忘，但是他們留下的私人函件卻能描繪出那些人物和那個時代。


[133]
 　說起來真是荒謬，菲勒福斯提到希臘或東方的嫉妒和猜疑的習性，竟然來自古老的羅馬。


[134]
 　歐洲在15世紀末葉大約有50所大學，其中有10—12所是在1300年之前創立，從擁塞著超過應有人數的狀況來看，證明大學的缺乏是普遍的現象。博洛尼亞有1萬名學生，主要是修習民法。在公元1357年，牛津的學生從3萬名銳減到6000名，但是這個已經減少的數字也多過這所大學目前的在校人數。


[135]
 　巴拉姆退隱的主教轄區是古老的拉克裡，中世紀稱為塞裡阿卡，後來改名叫作吉拉西的海拉西姆，諾曼人時代的富裕區域很快變得一窮二白，教堂同樣困苦不堪，然而這個小鎮仍舊有3000居民。


[136]
 　[譯注]這是指老加圖(234 B.C—149 B.C.)而言，偶從他的傳記得知，他基於自負的心理嘲笑希臘的藝術和文學，不僅厭惡希臘的哲學還有他們的醫生，如果他對希臘的藝術、文學、哲學和醫術都嗤之以鼻，那他以垂暮之年去學他們的語文做什麼？何況他對自己的兒子說出恐嚇之辭，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成為希臘人。


[137]
 　可以參考法比裡修斯和蒂拉博斯基的著作，裡面提到他的生平和作品，他生於公元1313年，歿於公元1375年。當時流行模仿他的小說，坊間出現很多版本，然而他羞於向尊敬的朋友彼特拉克提及這本微不足道甚或聲名狼藉的作品。彼特拉克在信件和回憶錄裡對他有極高的評價。


[138]
 　[譯注]勞倫提烏斯·瓦拉(1407—1457 A.D.)，意大利的人文學者、教育家和神職人員。曾出任教皇的秘書。


[139]
 　霍迪博士對於希臘文學在意大利恢復到過去那種盛況的說法，遷怒於利奧納德·阿雷廷、高裡努斯和保盧斯·約維烏斯等人，因為他們似乎認定這是一種風向，在7世紀末時在意大利都還極為流行。經過推斷知道這些作者來自彼特拉克在位的晚期，拉文納和羅馬派駐很多希臘的官員和軍隊，他們必然多少保留使用本國語言的習慣。


[140]
 　在霍迪和蒂拉博斯基編輯的叢書中，可以參閱伊曼紐爾或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條目下的資料。他到達的時間可能在公元1390年到1400年，當時正是卜尼法斯九世在位。


[141]
 　托斯卡納有五六位阿雷佐土著使用阿雷提努斯這個名字，最眾所周知或聲名狼藉的人物出現在16世紀。克裡索洛拉斯的弟子利奧納德·阿雷廷，是當代的語言學家、演說家和歷史學家，先後擔任4位教皇的秘書和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大法官，以75歲的高齡歿於公元1444年。


[142]
 　彼特拉克在私塾中很喜愛這位年輕人，但是也會埋怨他求知心切、浮躁好動而且生性高傲，等到更為成熟的年齡一定會出人頭地大放異彩。


[143]
 　一些紅衣主教在敲貝薩裡翁的大門，他的老友是參加秘密會議的代表，不願讓他在研究學問時受到打擾。貝薩裡翁說道：「尼古拉，你的尊敬的確值得被授予一頂法冠，而我卻損失了教皇的三重冠。」


[144]
 　諸如特拉布宗的喬治、狄奧多爾·加薩、阿吉羅普盧斯、帖撒洛尼卡的安德羅尼庫斯、菲勒福斯、波吉烏斯、布隆杜斯、尼古拉·佩羅特、瓦拉、康帕努斯、普拉提納和維裡等人，都是當代的有識之士(霍迪的說法很像一位極其熱誠的學者)。


[145]
 　雅努斯·拉斯卡裡斯出生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但是他過著體面和禮遇的生活延續到16世紀(1535 A.D.)。利奧十世和法蘭西斯一世這些尊貴的人物都是他的贊助人，受到他們的支持，他在羅馬和巴黎創建希臘學院。他的後代留在法蘭西，但是從13世紀與一位希臘皇帝的女兒令人感到可疑的婚姻中，德·文提米勒伯爵和人數眾多的旁支，獲得拉斯卡裡斯的姓氏。


[146]
 　[譯注]塔利是指羅馬政治家、演說家和哲學家西塞羅(106—43 B.C.)。


[147]
 　伊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和他的同事受到無知、嫉妒或貪婪的指控。現代希臘人的發音β與子音V相近，三個元音(ηιυ)和若干雙元音有混淆不清的現象。這就是嚴厲的加德納在劍橋大學用懲處條例維持庶民的發音方式。但是單音節的βη在古代希臘人聽起來就像羊的咩咩叫聲，比起主教或是大學校長，一頭繫鈴羊是更好的證據。這些學者所寫的論文，特別是堅持古典發音的伊拉斯謨，全部收集在哈弗坎普(1684—1742 A.D.，古典學者和約瑟法斯、森索萊努斯、奧羅修斯和優特洛斯庇斯等人作品的編輯)的《三段論邏輯》一書中，但是很難用文字來描述聲音，提到這些發音的方式可供現代運用的參考，也只有那些使用國家的人士才真正瞭解。我們或許可以說，對於θ(即th)的特殊發音得到伊拉斯謨的認同。


[148]
 　喬治·吉米斯圖斯·普勒索是位興趣廣泛的多產作家，也是貝薩裡翁和那個時代所有柏拉圖主義者的老師。他到了暮年才去遊歷意大利，很快返回伯羅奔尼撒終老餘生。


[149]
 　波林布洛克勳爵提到教皇時，一點都不客氣完全實話實說，認為他們是比穿制服的官員還惡劣的政客，多少世代他們用來束縛人類的符咒，現在被這群術士自己用手扯脫。


[150]
 　希臘語是格洛辛、黎納塞和拉提默在15世紀末葉引進牛津大學，這幾位曾經在佛羅倫薩師事德米特裡烏斯·卡爾科科戴勒斯。可以參閱奈特博士極其奇特的《伊拉斯謨傳》，雖然他是壁壘分明的學閥，也只有認同伊拉斯謨在牛津大學學習希臘語，後來在劍橋大學教授有關的課程。


[151]
 　羅馬人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在威尼斯創立印刷廠大約是公元1494年左右，曾經印製希臘文獻中60多部重要的著作，幾乎都是首次出版的印刷品，有幾部包括不同的論文和作家，還有幾位作家的作品印出二版、三版或四版。然而他的光榮事跡卻不容我們忘記，第一部希臘書籍是君士坦丁·拉斯卡裡斯的《古典文法》，公元1476年在米蘭印製出版；公元1488年在佛羅倫薩出版的荷馬全集，展示出印製技術極其精美的成就。可以參閱馬塔利的《印刷術編年史》以及德·佈雷的《圖書指南》，德·佈雷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巴黎書商。


[152]
 　對於當時研究古典著作的狂熱情緒，我要提出3個極其特殊的例子：其一，在佛羅倫薩的宗教會議，吉米斯圖斯·普勒索與特拉布宗的喬治在閒談中提到，人類過不了多久就會拋棄福音書和《古蘭經》，接受非猶太人所奉行的宗教。其二，保羅二世迫害蓬波尼烏斯·萊塔斯建立的羅馬學院，指控主要的成員是異端分子、不信神的人和異教徒。其三，在下一個世紀，法蘭西的學者和詩人稱讚若代爾的悲劇《克利奧帕特拉》大獲成功，他們用酒神節的慶祝形式，據說殺一頭羊當作犧牲。然而在宗教偏執者的眼裡，任何一出出於想像或學識供消遣之用的戲劇，可以看出褻瀆神明的傾向而且情節極其嚴重。


[153]
 　伊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1353—1415 A.D.)致約翰·帕羅拉古斯皇帝的信函，不會使研究古典學術的學生感到不快。上述文字可以令人聯想到一段《年代記》的評論，公元1414年之前約翰二世帕拉羅古斯已經在帝國聯合執政，克裡索洛拉斯在這一年過世。早在公元1408年他已經即位，這是從他那兩個年齡最小的兒子推斷出來，他們倆都是「生而為帝王者」。


[154]
 　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環海是可以繞航的城市，要是拿來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虛。雅典的位置離大海有5英里，也沒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邊流過。


[155]
 　尼西弗魯斯·格列戈拉斯曾經敘述查士丁尼碩大的雕像，但是他提到的大小尺寸不僅錯誤而且前後矛盾。編輯波伊文請教他的朋友吉拉敦，這位雕塑家提供一座騎馬雕像的正確比例。彼得·吉利烏斯見過查士丁尼的銅像，沒有安裝在石柱的頂端，而是位於後宮的庭院之中。當這座像被熔化時，他正在君士坦丁堡，銅像的材料被用來鑄造一根青銅炮管。


[156]
 　在尼西弗魯斯的作品中可以讀到聖索菲亞大教堂損毀和修復的狀況。安德羅尼庫斯二世於公元1317年用支撐來加固整座建築物，圓頂的東半部倒塌是在公元1345年。希臘人用誇耀的修辭頌揚大教堂的美麗和神聖，說它是世間的天堂，天使和上帝的住所。


[157]
 　西羅普盧斯的敘述真實無虛，來自第一手的資料，從希臘人在威尼斯最早的任務，到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人民普遍的反對，完全公開教會分裂的整個過程。


[158]
 　有關君士坦丁堡的教會分裂，可以參閱法蘭扎、拉奧尼庫斯·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的著作，最後這位作者態度真誠能夠自由發揮。在現代作者當中，我們特別推崇弗勒裡的繼任者和斯邦達努斯。後者的理性在偏見和激情之中全部喪失無遺，很快涉及羅馬和宗教的問題。


[159]
 　 所謂阿茲邁特分子就是那些在領聖體儀式中贊同使用未發酵麵包的人，僅僅憑著這個我就不應該讚許那個時代正在成長的哲學觀念，就是推崇也應有所限制。


[160]
 　伊希多爾是基輔都主教，但是希臘人接受波蘭的建議，將教區從基輔的廢墟移往倫貝格。在另一方面，俄羅斯人將宗教的服從轉移到總主教身上，他在公元1588年成為莫斯科的教長。


[161]
 　勒維斯克令人感到好奇的敘述摘錄自教長的檔案，描繪費拉拉和佛羅倫薩的情景是出於無知和激情，但是俄羅斯人敘述自己的偏見，這點可以相信。


[162]
 　薩滿族和耆那教之天衣派信徒的古老宗教是薩滿教義，來自更為深得人心的婆羅門，從印度傳播到北部的沙漠地區。裸身的哲學家被逼要裹上毛皮衣服，但是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淪為男巫和醫師。歐洲俄羅斯地區的莫爾德萬人和契雷米斯人都信奉這種宗教，形成的架構採用世間的模式，有一個國王，他就是神，他的大臣則是天使，叛逆的精神使他們反抗政府的統治。這些位於伏爾加河的部落沒有神明的圖像，大可以反擊說拉丁傳教士是「偶像崇拜者」。


[163]
 　希臘人的信函和拉丁文的譯本，現在留存在布拉格的大學圖書館。


[164]
 　穆拉德或摩拉德是更為正確的名字，但是我還是主張採用常見的稱呼，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不夠，東方的字母傳入羅馬地區很少獲得成就。


[165]
 　伏爾泰稱讚這位土耳其的哲學家，但是他對一位隱退到修道院的基督教君王會同樣給予頌揚嗎？就他的做法而論，伏爾泰不折不扣是個偏執狂，絕不寬容的擇善固執者。


[166]
 　波斯和阿拉伯作者對待這類題材表達的內容非常膚淺，有關托缽僧的階層在土耳其人中更為流行。


[167]
 　裡考特提供很多有用的資料，是他與托缽僧的頭目親自晤談得知，大部分人認為他們起源於烏爾汗時代。他並沒有提到卡爾科科戴勒斯的「齊契底」，說是穆拉德退位與他們在一起。作者所說的賽義德是指穆罕默德的後裔。


[168]
 　1431年日耳曼召集4萬人馬，全副武裝用來對付波希米亞的胡斯信徒；1474年圍攻萊茵河畔的努伊斯，各地的諸侯、高級教士和城市，派遣所分配的兵力；明斯特主教供應1400名騎兵和6000名步卒，這些人都未經戰陣，還有1200輛大車。英格蘭國王和勃艮第公爵的聯合部隊，沒有到達日耳曼主人三分之一的數量。到今天強大的日耳曼維持固定薪餉和紀律嚴明的軍隊，整個兵力達到六七十萬人。


[169]
 　法蘭西和英格蘭直到公元1444年才同意一個為時數月的休戰協定。


[170]
 　在匈牙利的十字軍中，斯邦達努斯(教會編年史1443—1444 A.D.)成為我的引路人，他曾經下了很大工夫去閱讀希臘和土耳其的史料，以及匈牙利、波蘭和西方歷史學家的作品，並且用批評的態度加以比較。他的著作表達的觀念非常清晰，如果不受宗教偏見的拘束，正確的判斷力不容輕視。


[171]
 　我將刺耳的字母刪除(去掉Wladislaus的W成為Ladislaus)，大多數作者還是將W加在他的名字前面，為了吻合波蘭人的發音，或是與他的敵手有所區別，那就是奧地利尚未成年的拉底斯勞斯。


[172]
 　希臘的歷史學家像是法蘭扎、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在他們的著作中，並未提到他們的君王在這次十字軍東征中表現出更為積極的態度，他差點想促成此事，但是畏懼事後會受到傷害。


[173]
 　康提米爾敘述卡拉馬尼亞蘇丹的策略和最早的計劃，節錄他致匈牙利國王充滿銳氣的信函，但是伊斯蘭的強權很少得知基督教世界的情勢，羅得島騎士團因位置關係很可能與卡拉瑪尼亞蘇丹建立聯繫。


[174]
 　他們在致皇帝腓特烈三世的信中，說是匈牙利在一次會戰中殺死3萬名土耳其人，但是謙虛的朱利安將數目減到6000人，甚至是2000名不信上帝的異教徒。


[175]
 　我不能裝模作樣提出保證說是正確引述朱利安的講話，卡利馬克斯、邦菲尼烏斯和其他的歷史學家有各種不同的措辭和表達方式，他們都是當代的演說家，能夠任意發揮口若懸河的辯才。但是對於朱利安所提供的意見和理由方面，他們全部同意他犯下偽證罪。在宗教爭論的戰場上新教徒發起凶狠的攻擊，正統教徒勢力衰弱只能被動地防衛，瓦爾納會戰的不幸敗北使得後者喪失勇氣。


[176]
 　瓦爾納是愛爾蘭人建立的殖民地，希臘名叫作奧德蘇斯，來自《奧德賽》的英雄人物。根據阿里安(2世紀羅馬作家，作品有《亞歷山大大帝傳》)的《黑海環航記》記載，瓦爾納離多瑙河口是1740斯塔迪亞或弗隆，到拜占庭是2140斯塔迪亞，到海姆斯山在北部的山脊或海岬是360斯塔迪亞，可以順著山脊線向著海濱前進。


[177]
 　有些基督徒作者非常肯定，他將懷裡的聖餅拿出來，當初簽訂條約時並沒有按著聖餅起誓。穆斯林認為對付這種狀況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訴求上帝和先知耶穌，卡利馬庫斯同樣有類似的暗示。


[178]
 　學者通常不會相信勝利將領的英雄事跡，勇敢的行為獲得豐碩的戰果是多麼困難，奉承的言語創造偉大的成就是多麼容易。卡利馬庫斯的表達很簡單，只是肯定新軍的英勇無敵。


[179]
 　意大利歷史學家說出荒謬的阿諛之言，匈牙利國王聽到後竟然絲毫不感慚愧，難道他把一個瓦拉幾亞小村的名字，跟羅馬的瓦列裡安家族一個旁支最光榮的綽號弄混淆了不成？


[180]
 　菲利普·德·科米納依照那個時代的傳統，提到他時使用極度讚揚的頌辭，但是用瓦拉幾尼「白武士」這個很古怪的稱號。希臘人卡爾科科戴勒斯以及萊克拉維斯的《土耳其編年史》竟敢質疑他的忠貞或英勇。


[181]
 　哈尼阿德斯與卡皮斯特朗分享防衛貝爾格勒的榮光，卡皮斯特朗是方濟各會的修士。在他們各自的敘述中，無論是聖徒還是英雄，都不願表彰競爭對手的功績。


[182]
 　威廉·坦普爵士在《英雄武德論》中，將他們兩個人定出先後次序。他認為有7位軍事首長有資格登基稱帝，但是他們沒有這方面的野心，這幾位按次序是：貝利薩留、納爾塞斯、科爾多瓦的貢薩爾沃、奧朗日首任城主威廉、帕爾馬的亞歷山大公爵、約翰·哈尼阿德斯以及喬治·卡斯特裡奧(或稱斯坎德貝格)。


[183]
 　我希望斯坎德貝格能有一位朋友寫出簡單而可信的回憶錄，從而介紹我們認識這個人物、這個時代和這個地點。馬裡努斯·巴勒提烏斯是斯庫台的教士，撰寫古老的本國歷史，提到卡斯特裡奧特穿著難看而累贅的長袍，上面掛著很多假珠寶。


[184]
 　斯坎德貝格死於公元1466年，享壽63歲，應該是生於公元1403年。既然他在9歲時被土耳其人從父母身邊帶走，這件事必定發生在公元1412年，是穆拉德二世登基前9年，所以蘇丹是通過繼承而不是用另外的手段獲得這名阿爾巴尼亞的奴隸。


[185]
 　兩個同名城市根據位置區分為上迪布拉斯和下迪布拉斯，分別為保加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佔有。前者離克羅雅70英里，與斯菲提格勒的要塞相鄰，這裡的居民拒絕從一口水井打水喝，因為有人很奸詐地將死狗丟進去。我們需要一份很詳盡的伊庇魯斯地圖。


[186]
 　巴勒提烏斯為了將榮譽歸於英雄，說卡斯特裡奧特在克羅雅的城下殺死蘇丹，事實上穆拉德二世因病亡故。但是這個可恥的杜撰說法被希臘人和土耳其人所駁斥，經過證明完全是偽造，穆拉德是在那個時候病死在哈德良堡。


[187]
 　[譯注]皮洛斯(319—272 B.C.)是伊庇魯斯國王，作戰勇冠三軍，公元前288年到公元前285年，擁有馬其頓王國，在圍攻阿爾戈斯的作戰中陣亡。


[188]
 　[譯注]庇護二世(1405—1464 A.D.)，意大利籍教皇。人文主義者，詩人，歷史學家，致力於組成歐洲十字軍，發起對土耳其的征戰，壯志未酬而亡。


[189]
 　斯邦達努斯獲得有效的證據和合理的批判，把身材魁梧得像巨人一樣的斯坎德貝格縮小到常人的體型。從他自己寫給教皇的信件及法蘭扎的證詞中，得知他的避難地在鄰近科孚的小島，顯示出他已經是窮途末路，馬裡努斯·巴勒提烏斯用笨拙的手法加以掩飾。


[190]
 　法蘭扎的《年代記》簡明扼要而且真實可信，但是斯邦達努斯說，最後這位君士坦丁統治的時間不是4年7個月，而是7年或8年。他是從一封尤金尼烏斯四世寫給埃塞俄比亞國王的偽造的信函推斷出來的。


[191]
 　法蘭扎可以獲得我們的相信和尊敬。


[192]
 　假設他在公元1394年被俘，正當帖木兒在格魯吉亞的第一次戰爭，他可能跟隨韃靼主人在公元1398年進入印度，再從那裡航向香料群島。


[193]
 　幸福和虔誠的印度人能活150歲，享受植物茂盛和礦物豐富的王國最完美的製品。動物的體型超過正常的尺碼，巨龍的長度有70肘尺，螞蟻也有9英吋長，綿羊好似大象那樣碩大，大象如同綿羊一般溫馴。


[194]
 　這段航行的經過寫成於公元1477年，是好望角發現前20年，如果不是偽作那真是不可思議之舉，但是這個新穎的地理學被老舊而矛盾的錯誤所污染，竟然將尼羅河的源頭放在印度。


[195]
 　康特米爾稱她是拉扎魯斯·奧格利的女兒，是塞爾維亞人的海倫，說她與穆拉德在公元1424年結婚，很難相信她與蘇丹同居26年之久。等到君士坦丁堡被攻佔以後，她逃到穆罕默德二世那裡尋找庇護。


[196]
 　精通古典文學的讀者會記得阿伽門農的求親和古代的婚禮狀況。


[197]
 　坎塔庫澤努斯是一位強勢的家臣，是希臘正教信條立場堅定的代言人，也是塞爾維亞王后的兄弟，他以使臣的身份前去訪問。


[198]
 　康特米爾(1673—1723 A.D.，摩達維亞的君王、政治家、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在著作裡提到穆罕默德二世建立的清真寺，可以證實他在公眾的場合非常關心宗教問題。他與根納迪烏斯教長就兩個宗教展開自由的討論和爭辯。


[199]
 　菲勒福斯向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呈獻一首拉丁頌詩，使他妻子的母親和姐妹獲得自由，詩是由米蘭公爵的特使送到蘇丹的手裡。菲勒福斯抱著期望想要退隱到君士坦丁堡，然而這位演說家經常大聲疾呼要從事聖戰。


[200]
 　公元1483年羅伯特·瓦爾圖裡奧在維羅納出版十二卷的《軍事論》，裡面首次提到炸彈的使用。他的贊助人是裡米尼的君主西吉斯蒙德，曾經用拉丁文寫一封信給穆罕默德二世。


[201]
 　按照法蘭扎的說法，穆罕默德二世非常用心地研究亞歷山大、奧古斯都、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的平生事跡和為將之道。我曾經讀過一些資料，裡面提到他下令將普魯塔克(1世紀羅馬傳記作家和哲學家，希臘人)的《希臘羅馬名人傳》譯為土耳其文。要是蘇丹自己懂得希臘文，必定是為了對他的臣民有所裨益，然而這些傳記對他而言，是獲得自由思想和英勇行為的學校。


[202]
 　威尼斯大名鼎鼎的非猶太人畫家貝利尼(1430—1516 A.D.，意大利畫家，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畫派奠基者，主要作品有《聖母加冕》和《諸神之宴》)受到蘇丹的邀請，告辭的時候獲贈金鏈條和項圈，還有3000達克特金幣。伏爾泰提到穆罕默德二世為了讓這位畫家明瞭肌肉的收縮狀況，當場就將一名奴隸的腦袋砍下來，我對他相信這個愚蠢的故事感到好笑。


[203]
 　這些皇家的酒鬼是索利曼一世、謝裡姆二世和穆拉德四世。波斯的蘇菲可以提供人數更多的繼承名單，在上一個世紀，歐洲的旅客是參加這些狂飲歡宴的證人和同伴。


[204]
 　穆拉德二世的幼子之中有一位名叫卡拉平，沒有遭到殘酷兄長的毒手，後來在羅馬受洗取名卡利斯圖斯·奧斯曼努斯。皇帝腓特烈三世將奧地利的一塊產業贈送給他，讓他能夠在那裡終老一生。庫斯皮尼安( 1472—1529 A.D.，日耳曼外交家和教育家)幼年時候在維也納與這位年邁的君王談過話，讚譽他的虔誠和睿智。


[205]
 　從彼得·吉利烏斯、萊克拉維斯和圖內福爾的著作中，可以知道這座要塞的位置，以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地形狀況。但是對於圖內福爾送給法蘭西海軍大臣的地圖和計劃，我感到非常遺憾。


[206]
 　土耳其編年史不是文字清晰和內容通順的歷史記錄，裡面充滿荒唐的故事和神奇的傳說，與希臘歷史學家的著作相比，這些編年史沒有多少價值。


[207]
 　卡爾科科戴勒斯(1423—1490 A.D.，亞美尼亞人，拜占庭歷史學家)敘述這個要塞的位置，經過他的編輯琉克拉維斯查證屬實。這裡過去是歐洲的古老城堡，有關整個要塞的面積大小，法蘭扎並不同意他的說法。


[208]
 　這些俘虜中間有幾個是穆罕默德二世的侍童，知道主人冷酷無情的個性，除非能在日落之前返回營地，否則他們情願在城市喪失性命。


[209]
 　蘇丹不是懷疑他的征服能獲得勝利，就是對於君士坦丁堡據有的優勢一無所知。統治者過分搜刮財富有時會使城市或王國面臨毀滅的命運。


[210]
 　東方人的習俗是在覲見統治者或上司的時候不能不帶禮物，類似奉獻犧牲的觀念，後者更為古老而且普遍。


[211]
 　「拉拉」是土耳其語，而「塔塔」是希臘語，來自嬰兒出於本能的發音，所有這種最原始的口語都是用來稱呼父母，單音節的疊韻是唇子音或齒子音與開口元音相切而成。


[212]
 　古代的重量單位阿提卡泰倫相當於60邁納磅，現代希臘人使用這個古典的度量衡名稱，但是重量增加為100磅或125磅。利奧納杜斯·契西斯所測量的炮彈或石彈，使用於口徑較小的第二門火炮。


[213]
 　[編注]英尋，英制長度單位，1英尋為6英尺。


[214]
 　伏爾泰的雄心壯志是要推廣放之四海皆准的君主政體，詩人經常渴望獲得天文學家或化學家的名聲和稱呼。


[215]
 　托特男爵在他的著作裡提到加強達達尼爾海峽的防禦能力對抗俄羅斯，描寫自己的英勇和土耳其人的驚懼，不僅極為生動而且情節非常有趣。只是這位充滿冒險事跡的旅行家欠缺說服力，無法讓我們相信。


[216]
 　[譯注]尼古拉五世，意大利籍教皇，制定各種法規，禁止買賣聖職和神職人員娶妻，支持文學和藝術的創造，建立梵蒂岡圖書館。


[217]
 　約翰遜博士在《艾琳》這出悲劇裡，帶著欣慰的心情寫出了獨特的情節：呻吟的希臘人挖開黃金的洞窟/多少代的貯藏累積龐大的財富/君王淚流滿面迫於情勢的險惡/金銀召來城外列陣待敵的民族。


[218]
 　土耳其的內衛軍稱為卡皮庫利，行省的地方部隊稱為塞拉庫利，在索利曼二世制定《納米哈法規》之前，存在著形形色色的民兵單位。馬爾西利(1658—1730 A.D.，軍人和作家)伯爵根據個人的經驗，寫成《奧斯曼帝國的軍事體制》。


[219]
 　[譯注]土耳其陸軍分為三種不同的部隊：1)新軍；2)雜牌部隊；3)地方團隊。第一種已經成為正規的常備軍，人數在1.2萬人到1.5萬人之間，是15世紀最精銳的軍隊，沒有一支基督教國家的部隊可以與他們一爭高下；第二種部隊雖然是建制部隊，卻是由土耳其人和背叛的基督徒所組成的烏合之眾，裝備非常簡陋；第三種部隊從安納托利亞徵召而來，要較第二種為佳。


[220]
 　庫斯皮尼安在公元1508年時，對於菲勒福斯的說法全部表示贊同。馬爾西利證明土耳其發揮作戰效能的部隊，比起表面上顯示的人數要少很多。在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之戰，利奧納杜斯·契西斯正在軍中，根據他的計算，新軍兵力沒有超過1.5萬人。


[221]
 　 [譯注]包圍整個城市的城牆周圍約有13英里，可以分為3個部分：1)狄奧多西陸牆建造於5世紀，一共有4英里長，南面從普羅蓬提斯海和金門起，到木門和布拉契尼宮為止；2)海牆沿著金角這一面，從木門到衛城，大約有3.5英里的長度；3)海牆的延長在普羅蓬提斯海這一面，直到金門為止，約長5.5英里。


[222]
 　在斯邦達努斯的著作裡，有關教會聯合的敘述不僅論點有欠公正，而且內容不夠完整。帕米耶的主教死於公元1642年，杜卡斯的歷史著作提到有關的情節，非常真實而且鋒芒畢露，這部書要到公元1649年才付梓。


[223]
 　他在出家前的名字是喬治·斯科拉裡烏斯，等到他成為僧侶或教長才改名為根納狄烏斯。他在佛羅倫薩為教會的聯合大力辯護，到了君士坦丁堡則進行狂暴的抨擊。所以根據阿拉提烏斯(1586—1669 A.D.，意大利人，是拜占庭原作的編輯)的說法，是將他看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但是雷諾多的意見認為還是同一個人，只是前後的言行不一致而已。


[224]
 　按照希臘原文的意思，最好還是譯成紅衣主教的角帽比較得當。希臘人和拉丁人的服裝不同，更造成教會分裂的痛苦結局。


[225]
 　[譯注]狄奧多西的陸牆一共有三層：內層高40英尺，有112座塔樓，每座高約60英尺；外層高25英尺，也建有塔樓；最前面有一道胸牆，由護城河的內壁構成，這個外壕有60英尺寬和15英尺深。每道城牆之間隔有20碼寬的空地。


[226]
 　我們不得不將希臘裡減小到最小的度量，現在還保存在俄羅斯的度量衡制度之中，一般是相當於547法蘭西突阿斯(譯按：一個突阿斯等於1.95公尺)。法蘭扎所說的6英里實際上不超過4英里。


[227]
 　按照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法蘭扎的說法，這門最大的火炮發生爆炸。杜卡斯(大約15世紀，拜占庭歷史學家)認為靠著技師的本領防止了意外事件的發生。顯然他們說的不是同一門火炮。


[228]
 　君士坦丁堡的圍攻過了將近100年以後，法蘭西和英格蘭的艦隊在海峽交戰兩個小時，發射了300發炮彈，為此感到非常驕傲。


[229]
 　我只選擇一些令人感到好奇的事跡，沒有想要與韋爾特神父充滿血腥和不容置喙的辯才一比高下，他對羅得島和馬耳他島的圍攻有冗長的敘述。但是被大家認同的歷史學家運用傳奇的風格，採納宗教狂熱和騎士制度的精神，好像他的寫作是為了取悅騎士團一樣。


[230]
 　西恩納的喬治有一份公元1480年的抄本，上面出現運用火藥當地雷的最早理論。要到公元1487年才實際運用於薩爾扎尼拉，但是真正的榮譽和改進要歸功於那瓦爾的彼得，他在公元1503年的意大利戰爭中獲得很大的成就。


[231]
 　庫辛校長對於希臘的語言和地理，不是狂妄地藐視就是可悲的無知，他認為船隻在開俄斯島受阻是起於南風，等到刮起北風才將他們吹送到君士坦丁堡。


[232]
 　希臘人對這些引人注目的船隻，數量多少有不同的說法，這倒是很奇怪的事。杜卡斯提到有5艘，法蘭扎和利奧納杜斯說是4艘，卡爾科科戴勒斯的記載是2艘，而且船隻的體積和大小也都不同。伏爾泰把其中一艘算成腓特烈三世的船隻，他連東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混淆不清。


[233]
 　我承認一幅栩栩如生的圖畫在我眼前出現，雅典人在敘拉古寬闊港灣的海戰中，修昔底德描繪雙方在作戰時的神情和姿態。


[234]
 　要是依據杜卡斯原文的記載，不是過分誇大就是資料有誤，這根金棍有500磅重，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波伊勞德解釋只有500德拉克馬重也就是5磅，穆罕默德二世才可以拿來當作武器，痛打水師提督的背脊。


[235]
 　杜卡斯承認他對匈牙利的事務獲得了錯誤的信息，他歸咎於迷信的動機，始終相信土耳其一定會征服君士坦丁堡。


[236]
 　康特米爾從土耳其編年史記載的內容，肯定4名希臘人異口同聲的證詞，但是我希望能將10英里的距離縮小，時間延長到不只一個夜晚。


[237]
 　法蘭扎提到兩個例子，同樣是在科林斯地峽從陸地將船隻運過6英里的距離：奧古斯都在阿克興海戰的後期作為，是一件杜撰的神話；10世紀一位希臘將領尼西塔斯越過地峽，倒是確有其事。法蘭扎也可以把漢尼拔極為大膽的事跡算進去，迦太基的船隻靠著這種方法進入他林敦的港口。


[238]
 　甘地亞有一名希臘人曾經在威尼斯的部隊服役，曾經提出同樣的保證，很可能他就是穆罕默德二世的顧問和官員。


[239]
 　我特別要提到我們自己也曾從事過這方面的運輸工作，公元1776年和公元1777年在加拿大的大湖地區，整個業務非常辛苦，但是毫無成效可言。


[240]
 　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對於談判的時間和情節有不同的記載。忠誠的法蘭扎維護君主的名譽，堅持君士坦丁沒有投降的念頭，原因是這樣做既不光榮也毫無裨益。


[241]
 　提到他們插翅難逃不過是東方人的比喻，但是在《艾琳》這出悲劇中，穆罕默德的激情翱翔在感性和理性之上：強勁北風高高舉起冰凍的雙翼/攜帶著他凌越不可思議的雲氣/放置在昴星團的黃金戰車裡面/我用怒火將他拖入痛苦的深淵。


[242]
 　法蘭扎埋怨穆斯林發出歡呼之聲，不是說他們推崇真主，而是提到先知的名字。伏爾泰虔誠的宗教狂熱不僅過分，甚至到了荒謬的地步。


[243]
 　我認為這段講話是出於法蘭扎的手筆，裡面充滿說教和講道的強烈意味，我甚至懷疑君士坦丁是否會如此表白。利奧納杜斯指出他說了另一段話，對於拉丁人的協防軍表示感激之意。


[244]
 　這些自謙之辭基於虔誠的信仰，經常發自垂死君王的口中，請求受冤屈之人原諒，是福音教義極大的進步，比起要求下屬給予一次的寬恕，赦免別人490次更為容易。


[245]
 　[譯注]總攻擊發起的時間是5月29日凌晨1點30分，攻擊重點偏向左翼，指向位於萊卡斯河谷的亞得裡亞門附件的城牆。


[246]
 　除了蘇丹的1萬名衛士，還要加上水手和海上作戰人員，杜卡斯認為整個兵力包括騎兵和步卒，一共是25萬土耳其人。


[247]
 　[譯注]查士丁尼在5月27日已經負傷過一次。


[248]
 　法蘭扎表達自己的感想和公眾的看法，嚴辭譴責查士丁尼的臨陣脫逃；杜卡斯為了某些私人的理由，對他更加寬恕和尊敬；但是利奧納杜斯·契西斯的措辭，表達出強烈的氣憤之情。


[249]
 　根據杜卡斯的記載，是土耳其士兵的兩記重擊將皇帝殺死；卡爾科科戴勒斯說他的肩膀受傷，然後在城門處遭踐踏而死；悲痛的法蘭扎只說他被人背著穿過成群的敵人，避而不談死亡的情形。我們可以用德萊登高貴的詩句來敘述，毫無奉承的意味：讓他們到戰場去尋找塞巴斯蒂安/那裡屠殺和擊斃的人馬堆積如山/派人爬上腐屍之丘向下仔細察看/很快發現他的身軀何其魁梧偉岸/躺在血紅的大殿面孔朝向著天堂/光榮的埋身之所是自己用劍探勘。


[250]
 　斯邦達努斯希望在最後能有人幫他獲得解脫，免得皇帝犯下自殺的罪行。


[251]
 　利奧納杜斯·契西斯的說法很有道理，土耳其人要是知道他是皇帝，對於蘇丹渴望到手的俘虜，一定會不惜代價來保護他的安全。


[252]
 　配置在海港入口處的基督徒船隻，不僅可以掩護側翼還能延遲土耳其軍的海上攻擊。


[253]
 　卡爾科科戴勒斯的說法實在太荒謬，認為君士坦丁堡受到洗劫，是亞洲人要報復古代特洛伊遭受的災難。15世紀的文法學家樂於將土耳其人這個粗俗的稱呼，改為圖克裡人這個更為古典的名字。


[254]
 　當居魯士利用節日的慶典期間奇襲巴比倫時，因為城市的面積廣大而且居民非常粗心，等比較遙遠的區域知道情況不利，已經喪失了逃走的時機，全部成為俘虜。希羅多德和厄捨(1581—1656 A.D.，阿瑪夫主教、歷史學家和年代學家)引用先知傑裡邁亞有同樣含意的一段文章。


[255]
 　這段生動的描述是摘錄杜卡斯的著作，在城破兩年以後，萊斯沃斯島的君主派遣他擔任使臣去覲見蘇丹。直到萊斯沃斯島在1463年歸順，這個島嶼必定到處都是君士坦丁堡的流亡人員，他們喜歡反覆訴說悲慘的往事，有的地方還要添油加醋。


[256]
 　我很好奇他為什麼要讚許這位不共戴天的仇敵，何況他經常辱罵穆罕默德二世是卑鄙污穢和毫無人性的暴君。


[257]
 　《庇護二世紀事》提到他很機警，把紅衣主教的角帽放在一具屍體的頭上，等到蘇丹凱旋入城就將頭顱砍下來示眾，這時教皇的使節被當成沒有身價的俘虜，出售以後獲得解救。著名的《貝爾京年代記》給他的逃脫加上很多冒險犯難的情節，這些狀況在他的信函中都閉口不提，以免喪失為基督受苦受難的功績和報酬。


[258]
 　布斯比奎斯用歡欣和讚美的心情詳述戰爭的權利，以及在古代和土耳其人當中奴役制度的運用。


[259]
 　萊克拉維斯在卡爾科科戴勒斯著作的旁注中列出400萬達克特這個金額，但是提到其他國家的損失狀況，威尼斯5萬達克特、熱那亞2萬達克特、佛羅倫薩2萬達克特和安科納1.5萬達克特(譯按：一共是10.5萬達克特)，我認為這些數字可能少算了一位數(譯按：應該是105萬達克特)，就是經過修正，外國人的財產損失也不會超過總額的四分之一。


[260]
 　君士坦丁堡使用儒略歷，天數和時辰的計算從午夜開始，但是杜卡斯只知道日出為起算基點的自然時間。


[261]
 　我們只有拿康特米爾的著作當成土耳其的官方記錄，知道聖索菲亞大教堂改為穆斯林清真寺的本末，法蘭扎和杜卡斯對此全都深惡痛絕。讓人感到有趣的是，在伊斯蘭信徒和基督徒的眼裡，相同的物品呈現相反的意義。


[262]
 　康特米爾引用這首詩的原文十分符合當時的情景，表達世事滄桑無可奈何之美感。西庇阿在洗劫迦太基的時候一再朗誦荷馬著名的預言。征服者同樣有氣吞牛斗的氣概，他們的心靈能夠神遊於過去或未來。


[263]
 　我不相信杜卡斯的說法，他提到穆罕默德二世將希臘皇帝的頭顱送到波斯和阿拉伯各地去示眾。蘇丹對於這個戰利品已經感到滿足，應該不會那樣殘酷無情。


[264]
 　法蘭扎和希臘大公爵有仇，無論他是生還是死，抑或是退隱到修道院，都不會同情和寬恕。杜卡斯一直讚譽這位殉教者，憐憫他不幸的遭遇。卡爾科科戴勒斯保持持平的態度，但是我們要感激他暗示當時的希臘人在策劃陰謀活動。


[265]
 　有關君士坦丁堡的恢復原狀和土耳其人的重建工作，可以參閱康特米爾、杜卡斯的著作，以及提夫諾、圖內福爾和現代旅行家的資料。從君士坦丁堡和奧斯曼帝國勢力強大和人口眾多的景象，我們得知在公元1586年時，在首都的穆斯林人數比基督徒要少，甚至還沒有猶太人多。


[266]
 　阿布·阿尤布的墓園紀念堂或稱為托貝，在《奧斯曼帝國年表》一書中有詳盡的描述，使人印象深刻，但是整個工程大而無當，不能發揮多少效用。


[267]
 　法蘭扎提到這次任職典禮，可能在希臘人相互的報道中大加宣揚一番，甚至讓拉丁人都知道這件事。伊曼紐爾·馬拉克蘇斯肯定確有此事，他在君士坦丁堡失陷後寫成《希臘教長簡史》，後來刊入克魯修斯(1526—1607 A.D.，日耳曼的希臘學者)的《土屬希臘》一書中。即使最能容忍的讀者也無法相信，說是穆罕默德二世採用正統基督教的制度和形式。


[268]
 　斯邦達努斯引述克魯修斯的《土屬希臘》等作品，敘述希臘教會的奴顏婢膝和內部爭執，接替根納狄烏斯的教長在絕望之餘投身井中。


[269]
 　康特米爾非常堅持他的見解，認為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土耳其歷史學家，全都毫無異議贊同這個論點，那就是他們奪取城市是靠武力，而不是靠著居中的調停，而且他們更不會違背事實，使整個民族喪失榮譽和尊嚴。但是，其一，康特米爾沒有引用任何一位特定的歷史學家，我對所謂的一致認同感到懷疑。萊克拉維斯的《土耳其編年史》非常肯定地提到，絲毫沒有例外，那就是穆罕默德二世奪取君士坦丁堡完全是「自食其力」。其二，類似的論點受到那個時代希臘人的認同，他們並未忘懷光榮和有利的條約。伏爾泰如同往常一樣偏袒土耳其人而不是基督徒。


[270]
 　與特拉布宗的科穆寧王朝有關的世系和滅亡狀況，可以參閱迪康熱的著作。對於最後的帕拉羅古斯王朝，同樣可以求助於這位論點精闢的古物學家。蒙費拉的帕拉羅古斯家族一直延續到下個世紀，但是已經忘記希臘的家世和親戚。


[271]
 　雖然圖內福爾談到特拉布宗完全是門外漢，佩索尼爾(1700—1757 A.D.，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卻是近代最精確的觀察者，他發現這個城市有10萬居民。兩位新軍將領之間發生黨派的傾軋，使得城市的繁榮和貿易不斷受到騷擾，其中一位新軍將領很容易徵召3萬拉齊人。


[272]
 　錫諾普的君王伊斯梅爾·貝格的歲入是20萬達克特(主要來自銅礦)，佩索尼爾認為這座現代城市有6萬居民，這個數字看起來很龐大，我們與這個民族建立起了貿易關係，對他們的財富和人口都很熟悉。


[273]
 　一份文件上面註明的時間公元1494年9月6日，後來從卡皮托的檔案室轉移到巴黎的皇帝圖書館，文件提到安德魯·帕拉羅古斯藩王保留統治摩裡亞的權利，並且以要求獲得私人的利益作為條件，將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的皇帝的頭銜合法轉讓給法蘭西國王查理八世。豐塞馬吉尼(1694—1779 A.D.，法國歷史學家)對這個頭銜寫出一篇論文，特別從羅馬獲得這份文件的復本。


[274]
 　[譯注]查理八世(1470—1498 A.D.)是法蘭西國王，路易十一的獨子，13歲即位初由其姐姐安妮攝政，公元1494年率領軍隊入侵意大利，公元1495年加冕為那不勒斯國王。


[275]
 　可以參閱科米納的著作，他很高興地推算有相當數量的希臘人會揭竿起義，60英里對於海上航行而言是非常短的旅程，從瓦洛納到君士坦丁堡不過是18天的行程。處於這種情況之下，威尼斯的政策救了奧斯曼帝國。


[276]
 　主要根據實際列舉數字，瑞典、哥得蘭和芬蘭擁有180萬戰鬥人員，因此人口會遠比現在為多。


[277]
 　斯邦達努斯從埃涅阿斯·西爾維烏斯那裡，就歐洲的情勢獲得見解，並且加上他自己的觀察。這位貢獻良多的編年史家以及意大利人穆拉托裡，從公元1453年到1481年，也就是穆罕默德的逝世和本章的結束，繼續記錄了一序列的重大事件。


[278]
 　除了這兩位編年史家，對於土耳其人進犯那不勒斯王國，讀者還可以就教於詹農。有關穆罕默德二世的統治和征服，我偶爾會引用薩格雷多(1617—1682 A.D.，意大利旅行家和作家)的著作。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威尼斯共和國對土耳其人一直不會掉以輕心，這個政府所有的公文和檔案，都會為聖馬可的代理人毫無保留地開放。薩格雷多的著作無論就內容還是風格而言都不應受到輕視，然而他過於痛恨不信上帝的異教徒，對於土耳其人的語言和習性一無所知。他的敘述用於穆罕默德的篇幅只有70頁，從公元1640—1644年寫出的作品更為豐富和可信，是約翰·薩格雷多的歷史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


[279]
 　現在我要與希臘帝國告別，應該簡略提及拜占庭諸多作者的重要文集，他們的名字和資料不斷在本書中出現。阿爾杜斯的希臘印刷所和意大利人，他們出版的書刊限於美好時代的古典名著，好學勤奮的日耳曼人後來才發行普羅科皮烏斯、阿戈西阿斯、錫德雷努斯、佐納拉斯等人最早的粗陋版本。全套拜占庭叢書陸續由羅浮皇家印刷廠發行，獲得羅馬和利普西克的從旁協助，但是威尼斯的版本(1729 A.D.)雖然售價較低而且更為冗長，但除了不及巴黎的版本那樣豪華，在內容的正確方面毫不遜色。法蘭西編輯具有各方面的優點，但是查理·康熱的歷史註釋，能夠增加安娜·科穆寧娜、辛納穆斯和維爾哈杜因的著作對世人的貢獻。康熱的研究工作主要在於歷史的補遺，還有希臘辭典的編纂，他的作品能夠發出穩定的光芒，照亮陰鬱帝國的黑暗時代。


[280]
 　杜博斯神父的才華不如他的繼承人孟德斯鳩，他力言而且誇大天候的影響力，是羅馬人和巴塔維亞人退化的主要因素，尤其對羅馬人而言，他的看法有兩點：(1)變化只是表面，現代羅馬人對於祖先的德行，秉持非常審慎的態度加以掩飾；(2)羅馬的氣象、土壤和天候產生巨大而明顯的改變。


[281]
 　讀者要是已經對羅馬城感到陌生了，可以先參閱本書第五卷第四十九章有關的資料。


[282]
 　日耳曼皇帝在羅馬的加冕典禮，特別是發生在11世紀的狀況，穆拉托裡和森尼的著作有詳盡的記載，這也代表著最早的紀念物。我讀到後者的作品是來自施米特冗長的摘錄。


[283]
 　當條頓人的軍隊出現在眼前時，我們可以感受到它的威力，但是羅馬人的軍隊只不過徒有虛名，已經是明日黃花。


[284]
 　穆拉托裡致力於系列教皇錢幣的研究，只發現兩種的年代早於公元800年，從利奧三世(796—816 A.D.)到利奧九世(1049—1054 A.D.)現存的尚有50種錢幣，還要加上有統治權的皇帝。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 A.D.)和烏爾班二世(1088—1099 A.D.)沒有任何錢幣留存。就帕斯卡爾二世(1099—1118 A.D.)的錢幣來看，好像是要放棄這種獨立的標誌。


[285]
 　這種表示敬意的方式適用於國王對總主教或者是家臣對領主，羅馬最高明的策略就是混淆孝順聽話和封建服從的表徵。


[286]
 　聖伯納德的宗教熱忱和弗勒裡的正確判斷，對於所有的教會向羅馬教皇上訴，都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但是這位聖徒相信虛假的教令，只是譴責濫用上訴的權利；文化水平更高的歷史學家，要探討新法律體制的根源，反對所依據的原理和原則。


[287]
 　參閱休謨的《英格蘭史》，他根據菲茲·斯蒂芬的說法，提及亨利二世的父親傑弗裡，對教士犯下極為奇特的暴行：「當傑弗裡還是諾曼底領主的時候，塞埃的教士團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就選出一位主教。於是他下達命令，要把這些教士連同選出的主教全部閹割，所有的睪丸裝在盤子裡帶過來。」他們當然會抱怨不但很痛而且有生命危險，不過因為他們都已發誓守貞，割去無用之物也是一種解脫。


[288]
 　從利奧九世和格列高利七世開始，阿拉貢的紅衣主教、潘杜法斯·比薩努斯和伯納德·基多等人，寫出當代一系列的教皇傳記，內容翔實可信，後來全部刊入穆拉托裡的《意大利的歷史學家》一書中，我經常瀏覽運用。


[289]
 　上面提到的這些事件，發生的年代大有可商榷的餘地，要知道本章全部參考穆拉托裡的《編年史》，這部書我經常用到，成為我最好的指導。穆拉托裡就像一位獨斷專行的主人，可以自由運用極其著名的文集《意大利的歷史學家》，一共有28卷之多，才能寫成這部《編年史》。我的圖書室搜集有關的資料，參考原作不僅是我的職責，也給我帶來莫大的樂趣。


[290]
 　[譯注]格拉修斯二世是意大利籍教皇，曾為聖職任免問題下獄，兩次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五世逐出羅馬。


[291]
 　[譯注]盧修斯二世是意大利籍教皇，即任後，羅馬市民發生叛變，宣佈脫離教皇統治，建立共和國，他在鎮壓暴動中負傷而亡。盧修斯三世是意大利籍教皇，登基後羅馬建立共和政府，他被迫出走，獲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的支持，大力取締異端邪說。


[292]
 　[譯注]卡利都斯二世是法蘭西籍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五世達成協議，結束主教敘任權的爭執，發佈諭令保護猶太人。


[293]
 　彼特拉克身為羅馬市民，因此放肆地提到，伯納德雖然是位聖徒，同樣也是凡夫俗子，他可能因憤恨而採取激烈的手段，也可能會為急躁的情緒而感到後悔。


[294]
 　巴羅尼烏斯在《編年史》第12卷的索引找到一個借口，不僅容易也很合理。他把全部人員分為兩個主要的部分，就是羅馬的正統教徒和分裂分子，有關這個城市的問題，所有的好事都歸於前者的虔誠，所有的罪惡都安在後者的頭上。


[295]
 　莫斯海姆的著作中可以找到12世紀的異端邪說，他對佈雷西亞的阿諾德內心存贊同的念頭。我曾經敘述過保羅教派的信徒，跟隨他們從亞美尼亞遷移到色雷斯、保加利亞、意大利和法蘭西。


[296]
 　弗裡辛津的奧托主教描述佈雷西亞的阿諾德原始的形象。《黎古裡努斯》第三卷錄有甘特的一首詩也有著墨之處，公元12世紀時，甘特的作品在巴西爾附近的巴黎修道院風行一時。基利曼的著作也長篇大論地敘述了有關阿諾德的事跡。


[297]
 　貝爾(1674—1760 A.D.，哲學家和知識分子)具有極佳的才智，在《文學評論辭典》中用自得其樂的態度寫出阿貝拉德、富爾基耶和埃洛伊茲這些條目，批判的方式非常輕浮，但是表現的內涵極為淵博。阿貝拉德和聖伯納德對學院和實質神學的爭論，莫斯海姆倒是能夠瞭然於心。


[298]
 　[譯注]埃洛伊莎是一個少女的名字，有Eloise Heloise和Louise幾種不同的拼寫，它的意義是「著名的武士」。現在還有詩人亞歷山大·蒲柏(1688—1744 A.D.)的一首長詩《埃洛伊莎致敬阿貝拉德》，敘述他們之間的愛情。


[299]
 　基利曼簡述「虔誠」劉易斯皇帝的贈與，他把村莊、森林、牧場、湖泊、奴隸和教堂這些貴重的禮物，送給他的女兒——女修道院院長希爾德加底斯。「禿子」查理給予司法的審判權，奧托一世建築城牆，他是弗裡辛津主教這個世系。


[300]
 　[譯注]亞得裡安四世是唯一的英格蘭籍教皇，公元1155年主持教皇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巴巴洛薩的加冕典禮。


[301]
 　英格蘭讀者可以參考《不列顛名人傳：亞得裡安四世》，但是我們的作者對於自己的同胞，並沒有誇耀他的名聲和功績。


[302]
 　遲至10世紀時，希臘皇帝還將執政官的頭銜授予威尼斯、那不勒斯和阿馬爾菲的公爵。查理曼大帝的繼承者從不放棄在這方面的特權。但是，一般而論，執政官和元老院議員的稱呼會在法蘭西人和日耳曼人中間出現，他們的身份不過是伯爵或領主而已。那些僧侶的作者對這個古典用語通常懷有好感。


[303]
 　騎士階級在古代羅馬沒有與元老院和人民並列，成為共和國的第三個主要部分，等到西塞羅擔任執政官，自認推行這個制度是為國家立下大功。


[304]
 　羅馬的古代人士經過很多爭執以後，好像確定卡皮托山的絕頂上面，是塔爾培烏斯懸巖，也是一個城堡，最靠近河流，另外還有阿拉塞利的教堂和修道院，聖弗朗西斯的赤足修士據有朱庇特的神殿。


[305]
 　將金銀和賤金屬的鑄幣權分別授給皇帝和元老院，採用的分配方式不見得一定是事實，然而就算是最有見識的古人可能也都會同意這種做法。


[306]
 　[編注]中國古代，僧人出行，以錫杖自隨，故稱僧人住止為駐錫。


[307]
 　尼古拉三世名聲響亮的詔書，建立起塵世的統治權力，那是來自君士坦丁的捐贈，這份詔書的原本現在還存世。卜尼法斯八世將它刊入《教令彙編》，因此對正統教徒或者至少對羅馬天主教徒來說，這是神聖和永恆的法律。


[308]
 　我要感激弗勒裡從奧德裡庫斯·雷納杜斯的《教會編年史》中將這個羅馬人的法案摘錄出來。


[309]
 　弗裡辛津的奧托主教保存下這些信件和講辭，他或許是出身最高貴的歷史學家：父親是奧地利的利奧波德侯爵，母親阿格尼斯是皇帝亨利四世的女兒，他自己是康拉德三世的同父異母的兄弟，也是腓特烈一世的叔父。他的著作是七卷本的《當代編年史》和兩卷《腓特烈一世的平生》，後面這部書刊入穆拉托裡的《意大利歷史學家》第六卷。


[310]
 　弗裡辛津的奧托說12世紀的法蘭克人是統治的民族，不過他又加上「條頓人」的稱號。他一定瞭解日耳曼的宮廷和議會所說的話。


[311]
 　對於這些最早和可信的作為，我雖然隨心所欲翻譯或刪節，然而始終忠於原文。


[312]
 　 [譯注]卡羅修是一座作戰時用來懇求上帝賜福的祭壇，四周插滿旌旗以及巨大的標誌，裝在四輪車上面用牛拖行，安置在戰陣中央的後方。


[313]
 　對於皇家軍隊和權威在意大利的式微，穆拉托裡的《編年史》記載翔實而且立論公正，讀者可以與施米特的《阿里曼尼人史》做一比較，施米特憑著這部著作能夠獲得同胞的敬仰。


[314]
 　我放棄常用的方式，這裡只引用了穆拉托裡《編年史》載明日期的事件，原因是他權衡了9位當代作者的說法來對圖斯庫盧姆會戰進行說明。


[315]
 　這位溫切斯特的主教是彼得·德·魯皮布斯，據有教區長達32年之久(1206—1238 A.D.)，根據英國歷史學家的敘述，他是一位軍人和政治家。


[316]
 　[譯注]亞歷山大三世是意大利籍教皇，捍衛教廷的權力，遭到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大帝的反對，兩度流亡法蘭西。


[317]
 　在這場競爭激烈的選舉中，亞歷山大三世自己幾乎成為犧牲者；英諾森的功績引人懷疑，靠著才能和學識獲得優勢；聖伯納德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318]
 　托馬森運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對羅馬紅衣主教的起源、頭銜、權勢、衣著和聲望進行深入的討論。但是他們的紫袍現在開始褪色，樞機主教團到達72人的法定數目，這個數字代表著基督的門徒，受到他的代理人的管轄。


[319]
 　[譯注]利奧十世是意大利籍教皇，耗費巨資贊助藝術活動，保護拉斐爾等藝術家，繼續興建聖彼得教堂等重大工程，發行贖罪券，對路德處以破門罪。


[320]
 　才華橫溢的紅衣主教德·雷茲獲得授權，可以描寫一次選舉教皇的秘密會議(1655 A.D.)，他是參加會議的旁觀者，也是當事人。一位未具名的意大利人所撰寫的歷史著作，涉及亞歷山大七世以後的統治，對於他那豐富的知識和著述的權威，我不知該如何感激。這部巨著的附帶作用是給野心分子一個教訓，讓他們知道要有所收斂。從陰謀詭計的迷宮之中，我們對獲勝的候選人表現出敬意，但是接著就要為他舉行葬禮。


[321]
 　維拉尼提及這條法規和整個處理過程，比起謹慎的穆拉托裡倒顯得不那麼憤恨。任何人要是熟悉這個更為黑暗的時代，就會談起在他們的感覺之中，迷信竟然會如此的不斷變動和前後矛盾(我的看法是這一切毫無道理可言)。


[322]
 [譯注]卜尼法斯八世是意大利籍教皇，鼓吹教皇權力至上論，被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拘捕，獲釋後死於羅馬。


[323]
 　除了意大利教會和法蘭西教會那些御用歷史學家的著作以外，我們還獲得了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是圖阿努斯一位學識淵博的朋友所作，他的編輯將這篇論文收入他的作品成為附錄。


[324]
 　摩西律法有安息年(每7年一次)和大禧年(每49年一次)，按規定，在這一年之內，停止所有的工作和勞動，等於定期分配土地、豁免債務和釋放奴隸。但是在一個褻瀆神聖的共和國，要踐行這種高貴的觀念非常不切實際。我很高興得知猶太民族依然遵行這個早已廢除的節期。


[325]
 　[譯注]克雷芒五世是法蘭西籍教皇，將教廷遷往阿維尼翁，宣佈方濟各會嚴守清貧的唯靈派極端分子為異端，取締聖殿騎士團，編有《克雷芒教令集》。


[326]
 　可以參閱喬瓦尼·維拉尼的《年代記》，裡面提到卜尼法斯八世的囚禁和克雷芒五世的當選，就像很多傳聞逸事一樣，後面這件事產生了一些問題，帶來很多困擾。


[327]
 　阿維尼翁的8個教皇：克雷芒五世、若望二十二世、本尼狄克十二世、克雷芒六世、英諾森六世、烏爾班五世、格列高利十一世和克雷芒七世。他們最早的傳記由斯蒂芬·巴盧茲出版，加上資料繁多和經過精心推敲的註釋，將有關的法案和文件另外編為一卷。他抱著出版家和愛國者的熱誠，為這幾位同胞的所言所行費盡力氣去辯護或開脫。


[328]
 　意大利人將阿維尼翁的流亡比為《聖經》上猶太人前往巴比倫，以及受到巴比倫人的拘留和奴役。這種意氣用事的隱喻，比起穆拉托裡的批判更合於彼特拉克的熱忱，巴盧茲在他的序文裡提出嚴正的駁斥，薩德神父處於敬愛的彼特拉克和他的國家之間，感到無所適從。然而他提出溫和的抗辯，說是阿維尼翁當地有很多不法之處現在都已被清楚，至於詩人所叱責的無數惡行，全部是意大利的外鄉人從羅馬教廷帶進來的。


[329]
 　法蘭西國王腓力三世在公元1273年繼承圖盧茲的伯爵領地以後，就把維納辛郡轉讓給教皇。40年前，雷蒙伯爵的異端邪說給了教會攫取產權的借口，他們從11世紀開始，在羅訥河地區佔有的土地，已經獲得尚未明確的權利。


[330]
 　即使擁有土地已有4個世紀還不能獲得合法的權利，只要提出異議就可以取消交易的行為，但是要退還買主過去已付出的金額。珍妮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願意出售的唯一誘因是可以獲得現金，沒有這筆錢她就無法再度登上那不勒斯王國的寶座。


[331]
 　克雷芒五世立即擢升10位紅衣主教，其中9位是法蘭西人，1位是英吉利人。教皇在公元1331年拒絕接受法蘭西國王推薦的2位候選人。


[332]
 　我們最早獲得的資料來自紅衣主教詹姆士·卡耶坦，我無法確定卜尼法斯八世的侄兒到底是笨蛋還是無賴，叔父的角色就比較明確。


[333]
 　摩西律法有安息年(每7年一次)和大禧年(每49年一次)，按規定在這一年之內，停止所有的工作和勞動，等於是定期分配土地、豁免債務和釋放奴隸。但是在一個褻瀆神聖的共和國，要執行這種高貴的觀念非常不切實際。我很高興知道猶太民族依然遵行著這個早已廢除的節期。


[334]
 　穆拉托裡一直強調佛羅倫薩、帕杜阿、熱那亞的編年史，其餘類似的歷史著作，弗裡辛津的奧托主教提出的證詞，以及埃斯特侯爵的順服。


[335]
 　早在公元824年時，皇帝洛泰爾一世採用的權宜之計是不斷向羅馬人民提出詢問，甚至要知道每個人的意願，他應該選用哪個民族的法律來進行統治。


[336]
 　彼特拉克用宣言或信函大肆攻訐這些外鄉人，說他們是羅馬的暴君。這些文字充滿大膽的事實真相以及荒謬的賣弄學問，想把古老共和國的原則和偏見運用到14世紀的國家。


[337]
 　帕吉注意到這個猶太家族的起源和冒險事跡，他從有關的著作中獲得這方面的資料。整個事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非常可信，然而我希望在用它來譴責偽教皇的罪行之前，他們在提到時能夠保持冷靜。


[338]
 　[譯注]利奧九世是法蘭西籍教皇，革除教士結婚和買賣聖職等弊端，堅持教皇至上原則，與諾曼人作戰，導致東西兩個教會的分裂。


[339]
 　[譯注]是指阿那克勒圖斯二世，意大利籍教皇，雖然被打上「偽教皇」的標籤，後世還是恢復了他的清白。


[340]
 　穆拉托裡寫了兩篇有關於意大利的姓名、綽號和家族的論文(在全集中的編號是41和42)，有些貴族的榮譽來自國內的神話，可能被他那直率和適度的批評所觸怒，然而幾個盎司的純金比很多磅的青銅更有價值。


[341]
 　科隆納不能為顯赫的家族寫出一部完整而重要的歷史，用來造福人類，真是令人感到惋惜。我在這方面與穆拉托裡頗有同感。


[342]
 　這個家族仍舊擁有羅馬郊區大部分的土地，但是他們已經將最早的采邑讓渡給羅斯皮利歐西家族。


[343]
 　彼特拉克提到這個家族來自萊茵河。公元1417年奎爾德和朱利爾的公爵承認他的家世來自馬丁五世的祖先。《勃蘭登堡回憶錄》的作者身為皇帝，特別提到手裡的權杖已與圓柱這個像徵分不清楚。科隆納家族為了維持羅馬古老世家的名聲，運用一種非常巧妙的方式，說尼祿皇帝的一位堂兄弟從羅馬逃走，在日耳曼創建了門茲這座城市。


[344]
 　我不會忽略馬可·安東尼奧·科隆納在羅馬舉行的凱旋式，他指揮教皇的艦隊贏得勒班陀海戰的勝利。


[345]
 　彼特拉克依附科隆納家族，使得薩德神父詳述這個家族在14世紀的狀況、對卜尼法斯八世的迫害行動、斯蒂芬和幾個兒子的行事風格，以及他們與烏爾西尼家族的爭執。他的評論能夠修正維拉尼道聽途說的傳聞，以及現代人不夠勤奮所產生的錯誤。我知道，斯蒂芬這一房現在已經絕滅。


[346]
 　亞歷山大三世公開宣佈科隆納效忠皇帝腓特烈一世，沒有資格保有教會的聖職，最後還受到每年逐出教門的羞辱，還是西斯篤五世洗淨了他的罪孽。古老的貴族世家經常被扣上叛逆、褻瀆和放逐的罪名。


[347]
 　[譯注]切萊斯廷三世是意大利教皇，為日耳曼國王亨利六世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但是亨利六世拒不歸還教廷的領地。


[348]
 　在維拉尼和穆拉托裡的著作中，對於尼古拉三世的偏好所造成的浪費，有很突出的描述。然而烏爾西尼家族會瞧不起現代教皇的侄兒。


[349]
 　在《意大利的古代人物》文集第51篇論文中，穆拉托裡明白地交代了奎爾夫和吉貝林的黨派傾軋狀況。


[350]
 　彼特拉克站在科隆納的立場讚譽這次勝利，但是有兩位當代人物，一位是佛羅倫薩人，另一位是羅馬人，並不贊同他們運用武力。


[351]
 　《法蘭斯瓦·彼特拉克回憶錄》共三卷，是一部豐富、原創和有趣的名著，不僅是深具愛心的工作，也是深入研究彼特拉克和當代人物所獲得的成果。但主角在那個時代的通史中失去應有的地位，作者為裝腔作勢的禮貌和慇勤耗費了太多的精力。他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列舉並且評論了20位意大利傳記作家的作品，他們在同一題材上面大做文章。


[352]
 　[譯注]托奎托·塔索(1544—1595 A.D.)是意大利的詩人和作家。


[353]
 　[譯注]盧多維可·阿里奧斯托(1474—1533 A.D.)，意大利詩人，以羅曼抒情詩《奧蘭多·富瑞奧索》風行一時。


[354]
 　比喻或寓言的解釋在15世紀非常流行，至於提到羅拉、宗教或是聖母瑪利亞的懿行和祝福，是否贊同這種表達方式，見識高明的評注家毫不在意。可以參閱《法蘭斯瓦·彼特拉克回憶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前言。


[355]
 　勞爾·德·諾維生於公元1307年，在公元1325年元月嫁給於格·德·沙德，他是阿維尼翁一位出身貴族的市民，等到她去世後不到7個月，又娶了第二位妻子，可見他的用情不專。諾維死於公元1348年4月6日，自從彼特拉克見到她生出愛意之後，已間隔了21年之久。


[356]
 　彼特拉克在作品中描述過沃克路斯，他的傳記作者瞭解當地狀況，英格蘭旅行家也熟悉這個地方。過去有個修士在這裡隱居，要是現代人把羅拉和那位幸福的愛人供在洞穴裡，那可是天大的誤會。


[357]
 　羅拉的身體因子女繁多而虛弱不堪，沙德神父的祖先就是子息的其中之一，親屬的關係在十等親之內，他是彼特拉克的傳記作家，帶著孺慕之情和感恩之心。這種家族的動機可以聯想到他從事這項工作的理念，對於影響到祖母歷史地位和個性品格的每一個情節，他受到榮譽心的驅策要進行詳盡的調查。


[358]
 　16世紀有一個不知年份的版本，在巴西爾用字體緊密的編排方式印刷，整個篇幅是1250頁。薩德神父要為彼特拉克的拉丁文作品找一個新版本，這樣做是否能增加書商的利潤或是給公眾帶來閱讀的樂趣，我一直感到懷疑。


[359]
 　可以參考塞爾登的作品《榮譽的頭銜》，彼特拉克之前約100年，聖法蘭西斯曾經接受過一位詩人的訪問。


[360]
 　從奧古斯都到路易，執掌詩歌的繆司通常謊話連篇而且會受到收買。我一直懷疑是否在任何時代或宮廷，都會出現支薪的詩人諸如此類的編制，對於所屬的王朝和所有重大的事件，都要寫出讚美的詩歌和韻文，至少每年兩次，還有規定的格式和長度，講究鏗鏘悅耳能在禮拜堂內吟唱，我相信還要當著君王的面來頌揚。我願意實話實說，只有君王是賢明之主而詩人有不世之才，方能棄絕這種荒謬的習氣。


[361]
 　卡皮托的賽車表演是圖密善在公元86年制定的，一直到4世紀還沒有廢止。如果想要依據顯赫的功績來贈予桂冠，除了斯塔提烏斯以外，都是一些寫詩頌揚卡皮托賽車的文人雅士。但是生在圖密善之前的拉丁詩人，他們是否能獲得桂冠取決於公眾的意見。


[362]
 　彼特拉克和羅馬元老院都不知道，只有德爾斐神廟能夠授予桂冠。賽車場的優勝者可以在卡皮托神殿獲得橡葉花圈的榮譽。


[363]
 　羅拉有個虔誠的孫兒，費盡力氣為她無瑕的貞潔辯護，駁斥嚴肅人士的指責和褻瀆者的嘲笑，並非沒有效果。


[364]
 　薩德神父在他的作品中，對於彼特拉克的加冕典禮有詳盡的描述。盧多維科·蒙納德斯契在《羅馬人日記》中的敘述也很可信，沒有摻雜桑努西奧·德貝尼新近杜撰的作品。


[365]
 　要證明他對羅馬抱著狂熱的情緒，我只有請求讀者有機會可以閱讀彼特拉克或他的法蘭西傳記作家所發表的作品，後者曾經敘述詩人第一次訪問羅馬的經過。然而在這樣一個到處充滿無聊的修辭和說教的地點，彼特拉克應該可以對這個城市和他的加冕，寫出第一手的報道，使得現在和未來的時代都能享受閱讀的樂趣。


[366]
 　這部分的論述出於耶穌會修士塞梭的手筆，1748年他的遺作在巴黎出版。我對塞梭很感激，他能運用約翰·霍森尼烏斯的史料和文件。約翰·霍森尼烏斯是列日的修道院修士，也是當代的歷史學家。


[367]
 　薩德神父可以隨心所欲詳述14世紀的歷史，認為彼特拉克對於革命抱著心嚮往之的態度，這也是他一直在探討的主題。在彼特拉克的著作中，沒有一個觀念或一件事實能逃過他的法眼。


[368]
 　穆拉托裡在《意大利的古代人物》第三卷中，把羅馬歷史學家的斷簡殘篇擇其精華刊出，使用14世紀羅馬和那不勒斯最早的方言。後來出現一個拉丁文譯本，是為了方便外鄉人閱讀，包含科拉(尼古拉)·德·裡恩齊極其特殊而又詳實可信的平生事跡，公元1627年用托馬索·福提費卡的名義在布拉恰諾出版，在這個作品裡面僅僅提到福提費卡已經受到懲處，護民官認為這些史料全部出於偽造。就人性而言很少有人能夠完全公正無私，更不要提像這樣已經達到愚蠢的程度。這件殘本的作者不管是誰，他的寫作適時適地，沒有事先預謀或虛偽造假，描述出了羅馬的風氣和護民官的個性。


[369]
 　裡恩齊運用護民官的身份推行改革工作，是早期最光彩奪目的政治作為，這段期間的事跡全部包括在殘本的第十八章，經過重新改寫以後，成為這部歷史著作的第二卷，區分的章節篇幅較小，整個事跡列入第三十八章或節之中。


[370]
 　彼特拉克認為住在阿維尼翁那些做丈夫的人，一般而言脾氣溫馴多情，要是拿來與羅馬人的嫉妒猜疑做一比較，顯得更是大不相同。


[371]
 　在格魯特(1560—1624 A.D.，荷蘭考古學家)的《銘文彙編》中發現《雷吉亞法》的殘餘條文。在《厄尼斯提的塔西佗》一書的末尾，編者留下一些學術性的註釋。


[372]
 　裡恩齊犯下重大和可笑的錯誤，我並沒有遺漏。《雷吉亞法》授權韋斯巴薌，可以擴大城市的外圍邊界，這個詞每一位古物學家都很熟悉，護民官卻不清楚。結果他弄錯原意誤以為要遷移一座果園，拉丁翻譯家和法蘭西曆史學家也都照本宣科，真是難以原諒的無知。甚至博學有如穆拉托裡也沒有提出指正。


[373]
 　我在一份手抄本讀到表示數量的solli和fiorini這兩個變體詞，兩者有很大的不同之處，那就是1個弗羅林金幣的價值是10個羅馬的蘇勒達斯銀幣。根據前面的讀法用弗羅林來計算的人口數是2.5萬人，要是用蘇勒達斯來計算，這個詞可以說是25萬戶，我認為前面那數字更符合羅馬和周邊區域的衰敗狀況。


[374]
 　我們可以從這份海難記錄中，瞭解到那個時代很多貿易和航海的情節：(1)船隻在那不勒斯建造和裝載，再運往馬賽和阿維尼翁的港口；(2)那不勒斯和伊納裡亞島的水手，論航海技術不如西西里和熱那亞；(3)從馬賽啟碇沿著海岸航行到達台伯河口，遭遇暴風可以獲得陸地的庇護，但是受到海流的影響，運氣不好很容易開上沙洲，船隻擱淺，水手只有趕快逃走；(4)被搶走的貨物包括普羅旺斯解繳給國庫的稅款，很多包胡椒和肉桂以及成捆的法蘭西布匹，價值2萬個弗羅林金幣，是很大一筆財富。


[375]
 　這種狀況發生在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老相識身上，他們記得克倫威爾用粗俗和無禮的姿態走進下議院，因此看到攝政擺出莊嚴的姿態安坐在寶座上面，不禁感到大為驚奇。一個人要是掌握權力自命不凡，有時就會要求讓自己的言行舉止能適合所處的地位。


[376]
 　[譯注]是指提貝裡烏斯·格拉古(164 B.C.—133 B.C.)和蓋約·格拉古(155 B.C.—133 B.C.)，兩兄弟都是羅馬護民官和改革主義者，主張重新分配土地，抑制元老院的權勢，先後被貴族煽動的暴民殺害。


[377]
 　我無法用英文表達有力的奉承之辭，裡恩齊已經得到「猜忌的意大利人」這個不雅的頭銜。


[378]
 　看著奇怪，但這種慶典並不是沒有先例。兩位貴族在公元1327年被羅馬人民封為騎士，為了求得平衡，一位是科隆納家族人士，另一位出身烏爾西尼家族。他們用玫瑰水沐浴，寢具採用皇家規格裝飾得富麗堂皇，在阿拉塞利的聖瑪利亞大教堂受到28個世家子弟的服侍，阿拉塞利位於卡皮托的範圍之內。他們隨後從那不勒斯國王羅伯特手裡接受騎士的長劍。


[379]
 　基督教所有的派別都相信，君士坦丁患麻風病，受洗以後痊癒。裡恩齊向阿維尼翁教廷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稱其不僅正當而且合法：對於異教徒用過的花瓶，虔誠的基督徒使用了也不能算是褻瀆。然而這種罪行載明在破門律的教諭之中。


[380]
 　羅馬歷史學家的權威之言和一份梵蒂岡的抄本，都認為裡恩齊以口頭形式召集教皇克雷芒六世；彼特拉克的傳記作家對這件事所提出的論點雖然合理但沒有份量。阿維尼翁教廷可能不願就這個敏感的問題進行熱烈的討論。


[381]
 　召集兩位相互競爭的皇帝，本身就是表現自由意志和做法愚蠢的重大事件，真可以永垂千古，事情的始末在霍森尼烏斯的著作中有詳盡記載。


[382]
 　羅馬歷史學家竟然忽略七重冠的加冕典禮，真是令人感到奇怪，這件事有很多的內部證據，特別是霍森尼烏斯的證詞，甚至裡恩齊都直言不諱。


[383]
 　裡恩齊可以用親筆信函為他對待科隆納家族的方式進行辯護，但是真正透露出來的內容，使他看起來就像無賴和瘋子。


[384]
 　[譯注]就是現在的聖馬力諾共和國，位於羅馬北方約240公里，原來屬於教廷直接管轄的城市。


[385]
 　裡恩齊在上述的信函中，將聖馬丁歸於護民官這邊，戰勝還要歸功於卜尼法斯這個科隆納的敵人、他自己和羅馬人民。維拉尼也說，光榮的日子來自一場正規的會戰。福提費卡的著述單純而又詳盡地描繪出混亂的衝突、羅馬人的逃走和裡恩齊的怯懦。


[386]
 　科隆納家族的紅衣主教興建聖西爾維斯特修道院，為了要使這個家族的女兒要出家時，能有地方過修行的生活，他們捐助金錢維持並加以保護。她們的人數在公元1318年就有12位。其他待婚的少女嫁給四等親的親屬，羅馬的貴族家庭數量很少，彼此已經建立起關係密切的聯姻。


[387]
 　波利斯托是當代的作家，很含糊地提到會議和反對，他還記下若干令人感到好奇和第一手的史實。


[388]
 　克雷芒六世為了對付裡恩齊所下達的諭令和詔書。塞梭譯自奧德裡庫斯·雷納杜斯的《教會編年史》，他從梵蒂岡的檔案裡找到這本書。


[389]
 　維拉尼提到米諾比諾伯爵，敘述他的家世、個性和死亡，同時說他的祖父是個詭計多端的公證人，從諾切拉的撒拉森人那裡獲得戰利品，不僅富甲一方，更能建立高貴的門第。


[390]
 　從裡恩齊的離開到他的歸來，維拉尼和福提費卡都提到這段時期羅馬所遭遇的困難。我只有盡量不理會這些二流人物，他們一直在模仿原來那位護民官的做法。


[391]
 　波利斯托是多明我修會的宗教裁判所審判官，運用宗教狂熱的心理誇大裡恩齊高瞻遠矚的眼光，事實上裡恩齊的朋友和敵人都不知道有這回事。要是護民官接受教導，承認基督為聖靈所接替，並且要剷除教皇的暴政，即使受到宣判犯下異端和叛逆的罪行，也不會觸怒羅馬的人民。


[392]
 　彼特拉克表現出驚異甚或羨慕的神情，這就是很明顯的證據，如果說這難以置信的狀況與真相不符，至少也可以證明他的正直。薩德神父引用彼特拉克作品第十三卷所記載的第六封書信，他所參考的資料來自皇家的手稿，不是普通的巴西爾版本。


[393]
 　阿波諾茲·伊吉狄烏斯是出身高貴的西班牙人、托萊多的總主教，在意大利出任紅衣主教，擔任教皇的使節(1353—1367 A.D.)，運用武力和談判恢復教廷的領地。他的傳記單獨由塞卜維達寫成。但是德萊登(1631—1700 A.D.，英國桂冠詩人、劇作家、評論家，著作等身，寫出30多出悲劇、喜劇和歌劇，後人將他創作的時期，即17世紀末，稱為「德萊登時代」)的說法毫無道理，認為他或沃爾瑟的名字藉著《唐·塞巴斯蒂安》一書傳到穆夫特的耳中。


[394]
 　塞梭從維拉尼和福提費卡的著作中，摘錄騎士蒙特雷爾的生平和死亡的情節，說他當了一生的強盜，到頭來死得像個英雄。他率領一支自由行動的連隊，首先使意大利成為一片焦土，自己變得極為富有而且所向無敵，他的錢財存在各地的銀行，僅僅帕杜阿一地就有6萬達克特。


[395]
 　一位匿名的羅馬人詳細敘述裡恩齊的放逐、復位和死亡，從他的措辭來看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仇敵。彼特拉克只敬愛那位「護民官」，對於「元老」的下場漠不關心。


[396]
 　法蘭西的傳記作家用彼特拉克自己的話，帶著欣然的神情敘述他的希望和失意。但他受到最深和不為人知的傷害，要算查理四世給扎努比舉行授予桂冠詩人的加冕典禮。


[397]
 　[譯注]若望二十二世是阿維尼翁教廷第二任法蘭西籍教皇(1316—1334 A.D.)，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路易四世和方濟各會發生爭執，在神學上持非正統觀點。


[398]
 　[譯注]烏爾班五世是法蘭西籍教皇(1362—1370 A.D.)，整頓教廷阿維尼翁遷返羅馬，因為羅馬與教皇領地發生爭執，又再度搬回阿維尼翁。


[399]
 　弗羅薩德提及這種掠劫性的遠征行動，奎斯林的傳記裡也有記載。早在公元1361年，類似的流寇就越過阿爾卑斯山騷擾阿維尼翁的教廷。


[400]
 　弗勒裡根據奧德裡庫斯·雷納杜斯的《編年史》，確認格列高利十一世和羅馬人在公元1376年12月21日簽訂最早的條約。


[401]
 　加在教皇主教法冠上面的第一頂皇冠，據稱是君士坦丁或克洛維所贈送的禮物；卜尼法斯八世再加上第二頂，不僅代表宗教方面的權勢，也是統治一個塵世王國的象徵。若望二十二世和本尼狄克十二世就用三重冠表示教會的三種統治階層。


[402]
 　巴盧茲提出原始證據，能夠證實羅馬使臣的威脅之辭，以及卡西諾山修道院院長的辭職。


[403]
 　巴盧茲和穆拉托裡在烏爾班五世和格列高利十一世最早的傳記中，提到教皇從阿維尼翁回到羅馬，以及受到人民歡迎的狀況。在教會分裂的爭論中，教廷對每種狀況都用偏頗的心態加以嚴苛的調查，特別在最後的審判中決定了卡斯蒂利亞完全聽命從事。巴盧茲用註釋的方式對這件事發表了看法，全部取材於哈雷圖書館的一卷手抄本。


[404]
 　那些相信靈魂不滅的人難道會認為一個好人的死亡會是一種懲罰？他們已經透露出在信仰方面的變遷無常。然而我只是學者，無法同意希臘人的看法。可以參閱希羅多德的《歷史》中，阿爾戈斯青年充滿說教意味而又令人讚賞的故事。


[405]
 　 [譯注]克雷芒七世是意大利籍教皇(1523—1534 A.D.)，與法蘭西結盟，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對於英格蘭的亨利八世有關婚姻和宗教問題，採取較開明的立場。


[406]
 　倫芬特在他的歷史巨著第一卷中，對於烏爾班和克雷芒的擁護者，不管是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還是法蘭西人和西班牙人，刪節並且比較他們原始的敘述。克雷芒的擁護者顯然更為積極和好辯，在格列高利十一世和克雷芒七世的傳記原文中，編輯巴盧茲對於每項事實和措辭，都加上詳盡的註釋。


[407]
 　[編注]這裡指作者生活的時代，即18世紀。


[408]
 　看來可以拿教皇稱號的序數，當成反對克雷芒七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借口，他們被意大利人當成偽教皇而且很魯莽地加以指責；法蘭西人則感到滿意，能用權威的立場和足夠的理由，對這個案子的可疑之處和宗教的自由進行抗辯。令人感到奇特的地方，就是兩個黨派對於聖徒、幻覺和神跡都認為是普通之事，當然，我們也見怪不怪了。


[409]
 　巴盧茲費盡心力證明，法蘭西國王查理五世的動機不僅純潔而且虔誠。他拒絕接受烏爾班的論點。烏爾班的信徒還不是同樣聽不進克雷芒和其他人的理由？


[410]
 　用愛德華三世的名義所寫的信函或發表的宣言，展現出英語國家反對克雷芒信徒的宗教狂熱。他們的狂熱還不限於文字，諾維奇的主教帶領6萬名盲從的信徒組成十字軍，渡過海洋前往歐洲大陸。


[411]
 　除了一般的歷史學家之外，穆拉托裡編纂的文集還收錄了德斐努斯·根提利斯、彼得·安東尼烏斯和斯蒂芬·因菲蘇拉的《日記》，展現出羅馬的政局和災難。


[412]
 　詹農認為拉底斯勞斯稱自己是「羅馬王」，自從塔昆文被驅離以後，世人已經忘記了還有這個頭銜。經過最近的研究證明Rex Ramae或Rama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王國，後來被匈牙利併吞。


[413]
 　有關法蘭西人在教會分裂活動中所扮演的領導與決定性角色，虔誠的彼得在一部專史中詳細敘述；他的朋友圖阿努斯完成了最後的善本，摘取可信的記錄刊入第七卷。


[414]
 　就這種尺度而論，有位個性倔強的博學之士約翰·吉森，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或是捍衛勇士。他的建議通常會激起巴黎大學和高盧教會採取行動，訴諸冗長的文字展現在他的神學著作之中，勒·克拉克據以寫成一本極有價值的摘要。約翰·吉森在比薩和君士坦斯的大公會議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415]
 　利奧納杜斯·阿雷提努斯是意大利一位文藝復興人士，在羅馬教廷擔任很多年的國務卿，退休以後佛羅倫薩共和國授予他大法官的榮譽職位。倫芬特譯出這封令人感到好奇的信函。


[416]
 　英國使臣已經大力駁斥法國使臣的說法，我對於這種損及國體的大事不能置之不理。後者一再闡明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分為4個大國，那就是意大利、日耳曼、法蘭西和西班牙，只有他們才有表決權，較小的王國(如英國、丹麥、葡萄牙等)應認清事實，同意這樣的區分，並且被劃歸入其中的一區。英吉利人明確表示他們在不列顛群島居領導地位，應該考慮讓他們成為第5個對等身份的國家，同樣擁有表決權。每一個理由不論真假，都是為了提升國家的尊嚴和榮譽。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的4個王國以及奧克尼群島在內，不列顛群島被八頂皇冠裝飾得花團錦簇，同時可以分為四或五種語文，即英吉利語、威爾士語、康沃爾語、蘇格蘭語和愛爾蘭語。這個面積龐大的島嶼從北到南是800英里，要走40天的行程，英格蘭有32個郡，除了主座教堂以及學院、修道院和醫院的教堂之外，共有5.2萬座教區教堂(非常大膽的數字)。他們大肆讚揚阿里馬西亞的聖約瑟傳教的工作、君士坦丁的出生地、兩位總主教擁有教皇使節的權力，更沒有忘記巴多羅買·格蘭維爾的證詞(1360 A.D.)，認為只有4個基督教王國：第一是羅馬；第二是君士坦丁堡；第三是愛爾蘭，已經轉移到英吉利君主國；第四是西班牙。我們的同胞在宗教會中佔有優勢，但亨利五世的勝利使他的論點更有份量。羅伯特·溫菲爾德爵士是亨利八世派往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使臣，可以看到他在君士坦斯大公會議上提出表示反對的答辯狀，公元1517年在羅浮出版。


[417]
 　一位信奉新教的大臣倫芬特從法蘭西退休到柏林以後，在可容忍的程度之內，用坦誠的態度、勤奮的工作和文雅的風格，寫成比薩、君士坦斯和巴西爾連續3次大公會議的沿革史。整部書一共是六卷四開本，巴西爾會議這部分寫得很差，君士坦斯會議的敘述水平則很高。


[418]
 　法蘭西人穆利尼和意大利人波納尼是兩位僧侶，他們寫成《馬丁五世和繼承者的獎章史》，但是我很清楚，整個序列的第一部分能夠恢復原貌，完全是靠新近發現的錢幣。


[419]
 　除了尤金尼烏斯四世的傳記，保羅·佩特羅尼和斯蒂芬·因菲蘇拉的《日記》，都是羅馬人用叛亂對抗尤金尼烏斯四世的原始證據，其中保羅·佩特羅尼是使用當時當地語言的市民，對教士與民眾的暴虐同樣感到害怕。


[420]
 　倫芬特在他的作品中描述腓特烈三世的加冕典禮，運用的史料來自埃涅阿斯·西爾維烏斯，他是這個宏偉場面的觀眾和演員。


[421]
 　教皇強迫皇帝宣誓效忠，事件的始末和核定的狀況記載在《克雷芒的信徒》一書之中。埃涅阿斯·西爾維斯反對這種新的要求，看來他無法未卜先知，他會在幾年內登上教皇的寶座，接受卜尼法斯八世的大政方針。


[422]
 　盧卡斯·伯埃圖斯是一位律師和好古之士，寫出5本書對遭到廢除和遺棄的古代成文法加以駁斥，他被指派擔任現代的特裡波尼安。然而古老的法典有著自由和野蠻的粗糙外殼，我對這件事感到惋惜不已。


[423]
 　在我們和格羅斯利的時代(1765 A.D.)，羅馬的元老比爾克是一位出身貴族的瑞典人，成為天主教信仰的改宗者。成文法只是暗示而沒有肯定的條文，說教皇有權指派羅馬的元老和政府的監督。


[424]
 　[譯注]奧利弗·克倫威爾(1599—1658 A.D.)，英國的將領、政治家和改革者，內戰率領國會軍擊敗王黨，處死國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國，出任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護國公(1653—1658 A.D.)。


[425]
 　[譯注]樞機主教雷茲，法國投石黨領袖之一，原任司鐸，改革運動失敗被捕入獄，所著《回憶錄》是17世紀法國文學名著。


[426]
 　[譯注]西斯篤四世是意大利籍教皇，涉足美第奇家族的糾紛和佛羅倫薩戰爭，贊助文藝復興，大事興建教堂。


[427]
 　斯蒂芬·因菲蘇拉和匿名的市民是兩名旁觀者，在他們的《日記》中，透露出西斯篤四世的偏袒行為，是使羅馬陷入混亂狀況的主要原因。可以參閱公元1484年面臨的困難問題，以及首席書記科隆納的死亡。


[428]
 　西斯篤五世的節約，使教廷國的歲入到達250萬羅馬克朗，建立一支由3000騎兵和2萬步卒組成的常備軍，使克雷芒八世能夠在一個月內入侵費拉拉公國。從那個時候開始，教皇的敵人一定很高興得知他的軍隊逐漸頹廢不振，但是賦稅的收入必定還在些微增加。


[429]
 　尤其是奎恰迪尼和馬基雅維利(1469—1527 A.D.，佛羅倫薩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著有《君主論》)，像是前者的一般歷史著作，還有後者的《佛羅倫薩史》《君王論》以及有關政治的論述。這兩位加上極有成就的接班人像是保羅神父和達維拉，可以視為運用現代語文的一流歷史學家，一直到目前這個時代(指18世紀)，蘇格蘭崛起要與意大利爭奪這個領域的大獎。


[430]
 　在哥特人圍攻作戰的歷史中，我拿查理五世的臣民來與蠻族做一比較。就像韃靼人的征服會帶來悲慘的殺戮一樣，我沉溺於這種想法還是有點猶豫，那就是對於自己的歷史著作所獲致的結論，不見得抱著達成的希望。


[431]
 　在圖阿努斯和詹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卡拉法教皇保祿四世的敵對行為，他有強烈的意願然而實力過於薄弱。這些正統信仰的偏執狂像是腓力二世以及阿爾瓦公爵，竟敢要求羅馬的君王與基督的代理人分道揚鑣。然而這位至高無上的人物原本可以將他的勝利視為神聖的工作，最後只能在敗北以後用來保護他生命的安全。


[432]
 　亞當·斯密(1723—1790 A.D.，英國經濟學家和倫理哲學家)樂於說明生活方式和消費形態的逐漸改變，他提出的證明或許過於嚴苛，那就是最有益的結果來自最卑下和最自私的原因。


[433]
 　休謨所下定論過於倉促：要是政治和宗教的權力全部落在一個人的手裡，無論是君王還是高級教士的統治都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通常是世俗的力量產生主導的作用。


[434]
 　對於追隨聖法蘭西斯或聖多明尼克，新教徒可能會藐視這種毫無價值的選擇，但是他不會輕率指責西斯篤五世的宗教狂熱或裁決。教皇將使徒聖彼得和聖保羅的雕像，放置在圖拉真和安東尼空下來的石柱上面。


[435]
 　[譯注]西斯篤五世是意大利籍教皇(1585—1590 A.D.)，整頓教廷各級行政機構，進行宗教改革行動。


[436]
 　一名四海為家的意大利人寫了《西斯篤五世傳》，這是一本內容豐富而有趣的著作，但是並沒有贏得我們的信任。斯邦達努斯和穆拉托裡的《編年史》，對這個人的聲譽以及主要的事實，都給予大力的支持。


[437]
 　這些賦予特權的地點，如特區或豁免地區，是外國的使節比照羅馬的貴族要求建立的，尤利烏斯二世曾經全面取締，等到西斯篤五世登基以後再度恢復。我無法辨明路易十四的企圖，到底是出於主持正義還是好大喜功。他在1687年派遣使臣拉瓦爾丹侯爵前往羅馬，帶著1000名官員、衛士和家臣的軍隊，用來維護極不公正的主權要求，在首都的中樞要地侮辱教皇英諾森十一世。


[438]
 　我已經提到波吉烏斯所處的時代、他的性格和作品。在這裡他對命運的無常表達出個人的看法，文辭優美而且發人深省，我特別注意到他講這段話時的年代。


[439]
 　這幅古代的圖畫，運用精美的手法完成，費盡心機加以推薦，羅馬的居民一定會深感興趣，我們開始研究時就對羅馬人的感情抱持認同的心理。


[440]
 　[譯注]普拉克西特勒斯是公元前4世紀希臘雕塑家，作品以青銅像和大理石像最著名。菲迪亞斯(490 B.C.—430 B.C.)是希臘雕塑家，代表作以雅典衛城3座阿西娜神像，以及奧林匹克神廟的宙斯像最負盛名，無作品傳世。


[441]
 　馬比榮神父曾經出版了9世紀一位無名朝聖客的著作，他的遊歷遍及羅馬的教堂和聖地，參觀很多建築物，特別是著名的柱廊，這些古跡在13世紀之前都已消失不見。


[442]
 　金字塔的年代久遠，沒有人知道建造的時間，就是狄奧多魯斯·西庫盧斯也無法斷定，到底是在第180次奧林匹克運動會前(譯按：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開始時間是公元前776年，每4年一次，則第180次運動會舉行是公元前56年)的1000年，還是3400年。瑪夏姆(1602—1685 A.D.，編年史家和年代學家) 縮短了埃及王朝的年代，把建造的時間定在基督紀元前2000年。


[443]
 　博學多聞而又富於批判精神的維爾奧尼斯(1649—1744 A.D.，歷史學家和學者)，把羅馬大火的日期定在公元64年7月19日，隨之而來的基督徒迫害行動起於同年的11月15日。


[444]
 　塔西佗曾經報道意大利不同的城鎮向元老院提出陳情書反對這項工程措施，我們還是要對理性的進步大加讚許。在類似的情況之下，毫無疑問應該考慮地區的利益，但是英吉利的下議院對於迷信的論點，抱著拒絕接受的態度：「大自然已經給河流指定了應走的河道，我們不必違反天意。」


[445]
 　可以參閱布豐(1707—1788 A.D.，法國自然科學家)深具說服力和富於哲理的名著《自然的時代》，他描述南美洲的圭亞，那是一塊新發現的蠻荒之地，巨大的水體隨著季節的變化而漲落，根本不受人為力量的約束。


[446]
 　台伯河即使在現代還是對城市造成損害，根據穆拉托裡《編年史》的記載，公元1530年、1557年和1598年的洪水氾濫帶來重大的災難，使人記憶尤深。


[447]
 　我要借這個機會特此聲明，在過去的12年中，我已經忘記或有意不加理會有關奧丁從亞述海逃到瑞典的傳聞，因為我從未真正相信此事。哥特人顯然是日耳曼人，但是所有在愷撒和塔西佗之前的古代日耳曼，不是一片未知的黑暗就是僅留下神話傳說。


[448]
 　瓦卡(1538—1592 A.D.，雕塑家和古物學家)和一些羅馬人認為哥特人把羅馬的財物埋藏起來，做上秘密的記號遺贈給後代子孫。他提出傳說逸聞來證明確有其事，就在他那個時代，山外高盧的朝聖客拜訪和探勘這些地點，他們都是哥特徵服者的繼承人。


[449]
 　然而查理曼大帝與他的100名廷臣在亞琛洗濯和游泳。根據穆拉托裡的敘述，要遲至公元814年，意大利的斯波萊托才建造公共浴場。


[450]
 　羅馬和意大利所有城市與塔樓有關的事物，在穆拉托裡費盡心血和引人入勝的書籍中，全都可以找到。


[451]
 　穆拉托裡發現那些重達兩三百磅的石彈並非罕見之物，在熱那亞有時得到的數據是12或18擔，每擔重150磅(譯按：這樣一來重量是1800磅到2700磅)。


[452]
 　維斯康提制定的法規第六條，禁止有這種惡意破壞的行為，嚴格規定受到放逐的市民要將房舍保持堪用的狀態。


[453]
 　馬菲(1675—1755 A.D.，意大利戲劇家、建築家和學者)侯爵的《維羅納覽勝》第四部分，非常專業地敘述圓形競技場，特別是羅馬和維羅納的此類建築物，介紹它的規模、尺寸以及木質樓座。卡普亞的圓形競技場是靠著雄偉的結構贏得「巨無霸」的名號，不是靠著巨大的雕像獲得這個稱呼。尼祿的大理石像豎立在皇宮的內廷，並沒有放置在競技場。


[454]
 　約瑟·瑪利亞·斯瓦裡斯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主教，也是《普拉內斯特志》的作者，他寫出一篇非常專業的論文，提到鑿出這些孔洞的七八種可能原因，薩倫格雷的《羅馬同義詞詞典》再版時加以採用。


[455]
 　據說這段話出自盎格魯-薩克遜朝聖客之口，他們在公元735年之前遊歷羅馬，正是比德過世的時期，我不相信這位年高德劭的僧侶曾經越過海峽。


[456]
 　我在穆拉托裡最早的《教皇傳》中沒有找到有關此事的記載，但是這段傳聞可以證明充滿敵意的瓜分行動，可能出現在11世紀末葉或12世紀初期。


[457]
 　雖然亞哥納利斯賽車場已經毀棄不堪使用，但仍舊保有原來的外形和名稱，內部有足夠的空間，而且非常平整可以用來賽馬。但是在由大量破碎的陶器所堆成的特斯塔西奧山，每年一次將整車的活豬從山頂投擲下去，用來娛樂平民大眾。


[458]
 　彼得·安東尼從公元1404年到1417年的《日記》，同樣提到納戈納和特斯塔西奧山的田徑比賽。


[459]
 　梅納吉竟然如此愚蠢，認為帕利烏姆的字源來自palmarium，事實上pallium就是披肩，這個詞很容易延伸它的概念，可以從長袍或斗篷到材料，並且延伸到獎品。


[460]
 　羅馬的猶太人每年支付的費用是1130弗羅林金幣，其中的30個金幣表示猶大將他的主子出賣給羅馬人的祖先。猶太人舉辦跑步比賽，方式就像基督徒青年一樣。


[461]
 　這種非常特殊的在大競技場舉行的鬥牛比賽，根據盧多維科·蒙納德斯契的說法，主要來自傳統而不是回憶，《羅馬編年史》留存的殘本中記載有此事。雖然外表看起來富於幻想，但實際卻表現出真實無虛和崇尚自然的特色。


[462]
 　巴多羅買神父在一部簡明而又深具價值的回憶錄中，提到14世紀羅馬黨派對這件事抱著同意的態度，他們簽訂的協議來自一份最原始的法案，仍舊保存在羅馬的檔案室。


[463]
 　這件事與奧利維坦的僧侶有關，蒙福孔從弗拉米紐斯·瓦卡的歷史著作中肯定確有其事。他們仍舊抱著希望，未來遇到類似的情況時，不僅要繼續這種贈予的行為，還要對於合法性加以辯護。


[464]
 　馬姆斯伯裡的威廉介紹一名11世紀的羅馬術士，在弗拉米紐斯·瓦卡的時代，一般庶民相信外鄉人(哥特人)請求惡魔幫助他們尋找埋藏的財寶。


[465]
 　蒙佛康正好提到，如果皇帝指的是亞歷山大，那麼這些雕像就不可能是菲迪亞斯或普拉克西特勒斯的作品，因為他們在世的時間，早在征服者出生之前。


[466]
 　馬姆斯伯裡的威廉提到帕盧斯雕像不可思議的發現(1046 A.D.)，他是埃萬德的兒子，被突努斯所殺。一篇墓誌銘等於一道永恆的光照著他的墳墓，這位年輕巨人的屍體仍舊保持完整，在他的胸部有一個很深的傷口。如果這個神話故事無法讓人相信，我們不僅同情這個軀體，就是對雕像也要加以憐惜，因為他們暴露在野蠻時代的氣氛之中。


[467]
 　在公元1709年時，羅馬居民的總數是13.8568萬人(不包括8000到1萬名猶太人)，公元1740年增加到14.608萬人，公元1765年不算猶太人是16.1899萬人。我不知道以後是否會繼續保持人口增加的狀況。


[468]
 　[譯注]布拉曼特(1444—1514 A.D.)是意大利建築師、畫家、文藝復興時期建築風格的代表人物，設計了米蘭的聖安布羅斯和聖瑪利亞教堂，是教皇尤利烏斯二世的羅馬新城規劃師。豐塔納(1543—1607 A.D.)是意大利建築師，設計了梵蒂岡圖書館和水樂宮，將埃及方尖碑從梵蒂岡廣場移到聖彼得大教堂。拉斐爾(1483—1520 A.D.)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畫家和建築師，主要作品有《西斯廷聖母》和《基督顯聖容》等。米開朗基羅(1475—1564 A.D.)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雕塑家、畫家、建築師和詩人，主要作品有大理石像《戴維》《摩西》和壁畫《最後的審判》。


[469]
 　蒙福孔神父分配給自己觀察的時間是20天，他訪問城市不同的部分應該要以周或月來計算才對。博學的本尼狄克會修士評論古代羅馬的地誌學家，像是最早致力於此的布隆杜斯、弗爾維烏斯、馬爾提阿努斯和福努斯；還有孜孜不倦的皮洛斯·利戈裡烏斯，如果他有高深的學識會獲得更大的成就；像是潘維尼烏斯的著作現在已經失傳；多納圖斯和納爾迪尼最新的作品都不夠周詳。然而蒙福孔仍舊渴望對這個古老的城市有完整的平面圖和著述，必須運用下列三種方法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其一，要測量廢墟的空間大小和間隔距離；其二，研究碑銘以及所發現的位置；其三，調查中古時代所有的法案、特許狀和日記，其中所提到羅馬的地點或建築物。如同蒙佛康的期望，這是一件極為辛勞的工作，必須得到君王或公眾的大力贊助。諾利的現代地圖(1748 A.D.)，為羅馬的古代地誌提供堅實和精確的基礎。



 全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圖冊


 導讀

愛德華·吉本(1737—1794 A.D.)是18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運用淵博的學識素養和啟蒙時代的哲學理想，寫出英國最重要的一部歷史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從公元2世紀一直敘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偉的史觀加上優美典雅的風格，不僅是學術名著，更是文學傑作，200年來傲視西方史學界，要是與我國的史書相比，譽之為歐洲的《史記》和《漢書》亦不為過。


 一、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生平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業有成的軍事承包商，從威廉三世的大陸戰爭獲得巨大的財富，後來從事航運業和進出口貿易，因船難事件遭受重大的損失，全部財產從超過10萬英鎊減少到1萬英鎊，但是他仍然沒被厄運擊敗，重新站起來奮鬥，到1736年去世時，再度成為有大批資產的財主。他唯一的兒子愛德華·吉本生於1707年，後來進入劍橋大學的伊曼紐爾學院，成為彼得菲爾德的國會議員，在1734年進入下議院，娶朱迪思·波滕為妻，生育七個小孩，除長子外均夭折。

1737年4月27日，吉本誕生於帕特尼，是家中的長子，名字仍舊取為愛德華，出生後六個月祖父過世。小愛德華幼年體弱多病，多次瀕臨死亡邊緣，母親連生多胎無力照顧，靠姨母凱瑟琳·波滕看護。他10歲時，母親過世，此後由姨母撫養，她自小培養他博覽群書的習慣以及對古典文學的愛好。在1786年姨母去世時，吉本把她稱為「生命中幸福和榮譽的泉源」。吉本在入學前延請家庭教師啟蒙，然後進入金斯頓小學，1749年就讀於威斯敏斯特中學。吉本在校極不適應嚴苛的求學環境，後來把它稱為「充滿恐懼和悲傷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時前來，為學校辦了一個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學度過兩年時光。1750年，他罹患神經性疾病，被送到巴斯溫泉地區療養，停止正規學校教育，完全請家庭教師教導。後來他父親帶他回鄉，因家中藏書甚豐，每日以讀書為樂。他在自傳中提到，12歲那年是他心智開啟的一年，對其後影響甚大，他發現歷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糧，到了14歲已經將主要歷史典籍閱讀完畢，對整個歷史的發展建立起大致的輪廓，併力圖解決有關編年的困難問題。他早年的研讀除受益於姨母指導外，完全是自我苦讀的結果，終其一生歷史寫作從未詢問他人的意見，這種特殊的風格成為他的標誌。另外他從幼年起，就已打下非常扎實的希臘文和拉丁文基礎，可以流利地閱讀和書寫。

吉本在自傳中提到身體在1751年突然轉好，於是他的父親老愛德華決定將他以自費生的名義，送入牛津大學的莫德林學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他的學識讓教授感到驚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則一竅不通。這時他學習的重點在「世界史觀」，盡情閱讀校中有關阿拉伯、波斯、猶太、蒙古和突厥的歷史著作。未過多久，他對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滿，失去學習的興趣，他的導師「只記得束脩，不願負責任」，對他的研究項目根本無力指導，在完全放任的狀況下，吉本經常逃課出遊，校方根本不管。

吉本在讀史的過程中對宗教的爭議產生興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響，學習的重點轉向神學。為了反對大學有關國教教條的信奉問題，他開始研究天主教的教義，1753年6月8日在倫敦經由神父受洗，皈依羅馬天主教，後來他雖然辯說當時過於幼稚，但其實純粹是他思想上發生轉變所致。

他父親得知消息後極為憤怒，一則大學無法容許改宗行為，勢必離校；再則按當時規定，吉本會失去在政府機構供職的資格。於是老愛德華採取補救措施，為了不中斷教育，便將兒子送到瑞士的洛桑，寄宿在加爾文派牧師丹尼爾·帕維拉爾家中。

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達洛桑，開始第一次在瑞士的五年居留。學習的環境完全改變，信仰的問題未能解決，再加上家庭發生事故以致經濟拮据，最初他的內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後來提到這段時期，卻認為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各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對老父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帕維拉爾牧師是學識淵博的明師，也是循循善誘的長者，他對新來的學生有極好的印象，願意盡心為他解決宗教和學業的疑難。他為吉本擬訂周詳的學習計劃，重新安排研究的重點，讓他養成有序的讀書習慣。在帕維拉爾全力的教導下，吉本受益匪淺，精讀古典和現代的名著，研習數學和邏輯學，最重要的是通曉法國文學和哲學，也能用流利的法語與人交談，對其後產生極大的影響。

由於對文學的鑽研，吉本不僅擴大了知識的範圍和深度，也養成一生為文簡練精確的風格。後來他在自傳裡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運之舟正好擱淺在萊芒湖岸」，並且推崇帕維拉爾是「心靈和知識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認識很多當地的知識分子，廣泛討論有關法律、政治和宗教等問題，對於法國啟蒙哲學的著作進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鳩、洛克、盧梭和伏爾泰等人的著作，涉獵的範圍包括歷史、哲學、詩歌、戲劇、小說、神學和形上學等，這使得吉本的眼界開闊，能夠走在時代的尖端；同時，當伏爾泰在洛桑居停時，吉本有幸前往拜會，相談甚歡，要說吉本不受他的影響似乎是無法想像的事，吉本不僅從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義的精義，更對宗教迫害和宗教偏執造成的恐怖、政府與教會的狼狽為奸、戰爭的消耗與損失、迷信行為的荒謬等，進行無情的批判和指責。

吉本離開英國的主因是宗教，來到瑞士一年半後，他經過深思熟慮，終於放棄天主教，1754年聖誕節公開回皈基督教新教。後來，他在自傳中提到這件事，有點避重就輕地說道：「我在洛桑時，終止對宗教的探索，虔誠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認可的信條和教義。」他承認帕維拉爾的開導解開了自己心中的疑慮，主要還是經由自我反省，認識到《聖經》記載的神跡無法為人類的感官所接受。從此宗教問題帶來的困惑迎刃而解，隨著對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認知，以及理性主義世界觀的形成，接受法國啟蒙哲學家採取自然神論的立場，否定「君權神授」的政治觀念，從而掌握《羅馬帝國衰亡史》的重點，不遺餘力反對基督教的經典、教義、體系和信條。

1755年他的父親娶多羅西亞·巴頓為妻，特別來信告知，並提到當年多虧了這位女士推薦的醫生，才治好小愛德華的病。從此吉本和繼母之間相處融洽，他曾在日記裡寫道：「我非常敬愛她，一直把她當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親。」

他在21歲生日前夕返家，雖家中景況大不如前，但他父親仍答應每年給他300英鎊。他提到在洛桑認識的女友蘇珊·屈爾紹，說她不僅容貌美麗而且天資敏慧，雙方已經論及婚嫁。這時他的父親和繼母認為該女家庭貧窮，不是吉本結婚的理想對象，要求吉本與之斷絕來往。吉本因孝順其父，而且也無成婚的經濟能力，只能和蘇珊分手，後來他提及此事無限唏噓，曾說道：「我是個哀聲歎氣的情人，但卻是個遵從父命的兒子。」他和蘇珊疏遠以後，還是與她成為終身的摯友，她後來嫁給任法國財政大臣的雅克·內克爾，因幫助其夫而享譽上層社會。吉本終身未娶，過著獨身生活，但卻性好漁色，這也是他被教會人士攻擊的主要原因。

從1758年到1763年，吉本過著鄉紳的生活，不是陪父親參加各種宴會和打獵，就是在倫敦的文藝沙龍消磨時間，雖然讀了很多書，但年屆而立仍然一事無成，靠著父親資助度日。他在七年戰爭期間，加入南漢普郡民兵部隊，授上尉官階，恪盡職責。從1760年到1762年，他在軍中服役兩年，各種讀書研究因而中斷，但是也認識了許多令他終身受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請恢復軍職，並升任少校，最後在1770年以中校軍階退役。後來他說過，軍旅生涯的經驗對他成為歷史學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這段時間，他利用空閒完成了兩本作品。

吉本的父親在1770年去世，他過了兩年繁忙的事業生活，在倫敦卡文迪許廣場定居下來，專心從事寫作。同時他也廣泛參加各種應酬交際，認識了許多文人學者，成為著名文藝沙龍的會員，1775年入選文會，與雷諾茲和約翰遜交往甚密。由於吉本的父親曾任彼得菲爾德的下議員，所以他能獲得政治上的人脈，在1774年和1781年當選下議員進入國會，其時正值北美獨立戰爭，他的政治立場是維持英國利益，反對殖民地獨立。同時他也是諾思爵士熱心的支持者，盡力推動組閣事宜，雖然他在下議院待了八年的時間，一直默默工作，對各項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極為正確而周詳，但是他生性保守不善言辭，始終不願公開發表言論，以致在政治方面無法一展長才。不過，卻得到首相諾思爵士的賞識，擔任貿易和殖民委員會的委員，年薪高達750英鎊，使他能過上優渥的生活。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四開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500本在數日內售罄，立刻洛陽紙貴轟動一時，知識分子幾乎人手一本，吉本自誇已到「氾濫成災」的地步。但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對基督教的興起和發展作出極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會及宗教界人士，終其一生不斷受到攻擊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敘述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結束，此時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慮進行後續的寫作。1782年，諾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但任的職務也被撤銷，對他的經濟狀況產生很大壓力。他離開英國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靜地撰寫最後三卷，於1787年6月完稿。這幾卷在1788年5月8日，他51歲生日當天出版。

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開始撰寫自傳《我的一生》，後來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喬治·戴維登中風死於1789年7月，接著法國大革命爆發，這段時期吉本的身體很差，又憂慮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國發生大屠殺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處死，使他無法在洛桑過安靜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惡化。1793年因友人去世而返英，旅途勞累致病況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於倫敦聖詹姆士街家中，享年58歲。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地提到：「《羅馬帝國衰亡史》使我在世界上獲得名聲、榮譽和地位，死後無須接受任何頭銜。」


 二、吉本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經過及背景

吉本很早就從事寫作，開始是在文學領域，居留瑞士期間，學習法文的同時也研究啟蒙哲學，深感當代法國文人對希臘和羅馬古典文學的忽視。1755年他將西塞羅的作品譯為法文，接著花了兩年時間，用法文寫成《論文學研究》，於1761年出版，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歐洲大陸深獲好評，但本國則無人問津。他在這本書裡特別提到具備哲學風格的歷史學家，認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歷史家，而歷史學家不管怎麼說，要盡量做一個哲學家」。他主張哲學的歷史觀：第一，強調以俗世為歷史的焦點，人性重於神性；第二，排斥個人英雄主義，群體的需要決定一切；第三，力主人類社會的矛盾現象是常態；這也決定了他後來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一貫立場。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維吉爾史詩〈埃涅阿斯紀〉第六卷之評述》，史詩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寫埃涅阿斯到地府尋求未來前程的神諭，得知羅馬自開始對外征服到愷撒為止的歷史，所負神的使命為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當時權勢極大的沃伯頓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學的立場，對維吉爾的史詩加以歪曲和譏諷，雖然文人學者對其側目而視，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卻出版本書向沃伯頓的權威發起挑戰，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犢的道德勇氣。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會，加入當地文藝活動，認識很多終身相知的友人，如喬治·戴維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親資助，準備用兩年時間旅遊歐洲。1月，他到達巴黎，拿著甚得好評的《論文學研究》作媒介，受到當時主持文藝沙龍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識法國哲學家狄德羅、達朗貝爾、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接著前往洛桑拜見老師帕維拉爾，同時也認識了貝克·霍爾羅伊德，就是後來的謝菲爾德勳爵。他成為終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後協助出版他尚未發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與吉斯離開洛桑，越過阿爾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個夏季都在佛羅倫薩，秋天到羅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個旅行因吉本的財務發生問題而中斷，他於1765年6月回到英國。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傳《我的一生》裡，提到他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起因和動機：「1764年10月15日黃昏時分，我坐在羅馬卡皮托山的古跡裡沉思默想，聽到神廟中傳來赤足僧侶的晚禱聲。我要為這座名城寫一本書的念頭，開始在我的內心醞釀成形。」

他原來只想寫羅馬城的衰頹，就像聖奧古斯丁聽到羅馬被阿拉裡克攻破時，寫出《上帝之城》那樣，無意把整個帝國包括在內，但後來他的閱讀範圍擴大，思想領域更為廣闊，決定將羅馬帝國作為敘述的對象，又過了些時日，才真正開始這項工作。他不無感慨說道：「我逐漸由期望進到構想，從構想進到計劃，從計劃而正式寫作，哪裡會想到最後會完成6厚冊，花費了20年的歲月!」

剎那之間，吉本的精神與羅馬合而為一，從1771年開始撰寫，到1787年完成。由心靈的體會，進而貫徹力行，將羅馬名城的頹毀，擴展到整個帝國的覆滅。在人類文明史上，誕生了一部萬古常新、獨領風騷的歷史名著。

吉本的寫作過程的確是艱苦備嘗，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又能克服語文的隔閡和困擾，從他的註釋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歷史資料，從古希臘和羅馬到18世紀的作家，有290餘人，書籍凡800餘種，有數千冊之多，除此以外間接有關的材料，像是各種地方志、編年記、法典、地圖、碑文、銘刻、獎章、錢幣等，無不在搜集之列。他對資料的要求是實事求是，正確無誤，不穿鑿附會，不自以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程度，同時力求辭章的典雅和文字的優美，並且以簡潔明晰為尚，全書的文章富於理性之美，氣勢博大雄渾，如江河之滔滔不絕。第一卷問世後，各方的讚頌紛至，推許為歷史名著，也是文學傑作，等到20世紀以後，學者一致認為他已文勝於史。

18世紀以來，大不列顛成為治羅馬史的重鎮，可以說是名家輩出，較之意大利本國及法國、德國、奧地利和西班牙等國，居於領導的地位，這固然是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也可說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開個人研究的先河，創造光輝的成就，當然會引起後生小子的傚法。等到19世紀以後，科學的驗證風氣遍及歐洲的史學界，但是英國在吉本的影響下，歷史與文學仍然相輔相成，史學家堅持淵博的學術風格和客觀的專業立場，還要講究文體的簡潔、明晰和優雅。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後，獲得英國文人學者讚譽，如亞當·弗格森、約瑟夫·沃頓、賀拉斯·沃波爾等人撰文稱許，並向社會大眾推薦。他的老友休謨來信道賀，譽為「十載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別提出警告：「我拜讀大作，擔心敘述早期教會之最後兩章，會引起軒然大波，期能妥善自處，帶來困擾和疑慮已不可免，恐怕會引起更多謠言和煩惱。」果如休謨所料，吉本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亨利·戴維斯和約瑟夫·米爾納等人大力抨擊，指責的重點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來無信仰者對教會惡意攻擊的模式，譁眾取寵，了無新意；二是別具用心，選用不實資料，篡改歷史文獻，喪失公正的學術立場。

吉本在1779年針對似是而非的攻訐，寫了一篇《〈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辯》，取得社會人士乃至神職教士的諒解，然而有人依舊詬詈不休，吉本只能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學術界給予很高的評價，教會當局還是保持反對的態度，尤其在「神跡和殉教」方面，爭議更多；等到最後三卷出版，還是引起強烈的譴責，視吉本為洪水猛獸，對他的私生活和獨身未婚，進行毒惡的人身攻擊，說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無恥之大成，直至19世紀中葉，批評仍未中止。自古以來文人學者，如吉本那樣遭受長達百年的責難者，實在少見。

自進入19世紀以後，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一般讀者和文人學者，不像宗教界那樣滿懷偏見、思想狹隘，他們已將吉本譽為文明進步的先驅人物。尤其是近代歷史學的發展，在吉本所擅長的「全觀歷史」領域，有著極大的進展，無論是經濟史觀、社會史觀還是文化史觀，都已經產生了萌芽。貨幣、銘文和考古學的研究，配合歷史的背景獲得前所未有的收穫，尤其是史料的科學鑒定，嚴格要求的程度實非吉本時代所能想像。或許因為200年來知識的累積和進步，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運用和文物的考證方面，已無法達到現代所訂定的標準，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個時代的脈動，成為史學繼往開來的導師。

英國政治家和軍事家鮮有未讀過此書者，丘吉爾研究更為精到，在演說和著作中經常引用其中警語和辭句，也因此培養出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懷，體認到歐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過此海域的交通線就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線，能掌握此一地區，才能獲得國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出任海軍部長，力主英軍進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陸，控制達達尼爾海峽，直取巴爾幹半島而拊德國側背，可惜因加利波利會戰和蘇弗拉灣會戰失利而功敗垂成。到了第二次大戰，丘吉爾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軍氣焰沖天，仍能固守直布羅陀、馬耳他島和蘇伊士運河，後來發起北非作戰，再進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歐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戰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讀《羅馬帝國衰亡史》之影響。20世紀末葉又興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風氣，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羅馬帝國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討和剖析，尤其是蘇聯解體和中東衝突這兩個重大問題，更是與吉本的歷史觀極為吻合，可以想見此一總領風騷的歷史學家，在21世紀將更引人注目。


 三、《羅馬帝國衰亡史》內容概要及評述

《羅馬帝國衰亡史》全書的主旨，在於提綱挈領說明羅馬帝國1300年的衰亡過程，至於衰亡的原因，就公元4世紀羅馬歷史家馬塞利努斯的說法，是傳統的絕滅和道德的淪亡，也是喪失共和國精神的必然後果。還有就是公元5世紀的希臘歷史家佐西穆斯的論點：羅馬衰亡的原因在於棄絕傳統神明，接受基督教義。聖奧古斯丁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羅馬陷落之後所寫的《上帝之城》裡提到：

羅馬人在歷史上建立功業，備受讚譽，而他們的子孫已完全墮落，成為祖先光榮的大敵。羅馬由先祖創造，辛勤經營，趨於雄偉壯麗，可是他們的子孫使羅馬在未陷落前，比陷落後更醜惡。在羅馬的廢墟中，我們看見滿地坍塌的大理石；但羅馬人的生活中，我們不僅看到物質崩潰，也看到道德、精神和尊嚴的淪亡。他們心中燃燒的奢欲，比焚燬他們家園的大火更為致命可怕。

吉本的論點倒是綜合這幾位歷史家的說法，所以他特別指出：

那個時代的人士，要想從安逸享樂的環境中，發覺潛在的衰敗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長久以來天下太平無事，加上統一的羅馬政府，慢慢給帝國注入一種毒素，使之喪失原有的活力。人們的心智逐漸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滅，就連尚武精神也消失無遺……要是我們能夠體會委婉的比喻，就會知道人類就古代的標準而言已日趨矮化。事實上羅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漢破門而入，才會改善這個矮小的品種。他們重新恢復大丈夫氣概的自由精神，歷經10個世紀的變革，藝術和科學才得以茁壯成長。

從這裡我們知道，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之所以滅亡並非因為外力的摧毀，而是內部的腐蝕，所以羅馬帝國衰亡的基本原因，在於人口的減少、風氣的敗壞、階級的鬥爭、商業的敗落、專制的政體、繁重的稅賦和連年的戰爭。但是因為有羅馬帝國的衰亡，才有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這兩者之間，其實是相互關聯的。

其次談到全書的結構，吉本雖然在1764年決定要寫羅馬史，但一切還停留在思考層面，等到1770年父親死後，自己從國民軍退役，才有充分的時間來從事這一艱巨的工作。後來他在自傳裡提到撰寫第一卷的狀況，開始時只是最初的構想，甚至連全書的名稱、陳述的範圍、寫作的深度、各章的區分和資料的運用，都沒有著落，只有暗中摸索，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後，他在序言裡提到，要將羅馬帝國的衰亡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0年至476年，即馬可·安東尼去世至西羅馬帝國滅亡為止；第二階段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復興東羅馬帝國到查理大帝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第三階段為9世紀初東羅馬的恢復國勢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人攻陷為止。

但在完成全書六卷後，很明顯地看出分為兩個部分，前三卷涵蓋的時間與第一階段相同，約為300年，而後三卷則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兩個階段，涵蓋的時間將近1000年。尤其第四卷的時間不過百餘年，與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王朝建立，直到東羅馬的滅亡，則包括800年的時間，重大事件與前四卷相比，則占的篇幅較小，記述也較為簡單，但是有許多最膾炙人口的章節，像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政教之爭、伊斯蘭教的興起和對外征戰、十字軍東征、羅馬法律的演進等，比前部毫不遜色，尤其最後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圍及陷落的生動情節，讓人低首沉思有不勝唏噓之感。

全書的主題可以分為三個重點：第一是文明社會，也就是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綜合研究，可以細分為帝國的擴張與防衛、元老院和皇帝權力之爭、軍人干政、自由權利、經濟問題等項目；第二是蠻族入侵，包括蠻族之區分、入侵的方式和時程、重大戰爭的影響等項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討論基督教的建立、發展的過程、異端和分裂、政教爭執、伊斯蘭教興起和十字軍東征等。

回顧羅馬歷史，皇帝的好善為惡都趨向極端，共和國滅亡後，奧古斯都之後的幾位皇帝，像提比略的睚眥必報、卡利古拉的狂暴殺戮、克勞狄的萎靡軟弱、尼祿的放蕩殘酷、維特裡烏斯的縱慾逸行和圖密善的怯懦無情，在他們統治下，羅馬人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無法逃脫壓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別提到君主專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慄：

當時的羅馬帝國則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國落入一個人手中，那麼對他的仇敵而言，整個世界就成了堅固而恐怖的監獄。在帝國專制統治下的奴隸，不管是拖曳著鍍金的鎖鏈在羅馬的元老院受到判決，或是被終身放逐於塞裡法斯島的荒巖或多瑙河冰凍的沿岸，都只有在絕望中靜待最終命運的降臨。反抗只是自尋死路，也無處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廣闊的陸地包圍，在橫越時，就會被發現並捉回，最後還是會被解送到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離邊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遼闊的海洋、荒蕪的沙漠和帶著敵意的蠻族外，別無其他。這些蠻族不但態度粗暴，而且言語不通，他們的國王也很高興犧牲一個討厭的逃犯，來換取皇帝的保護。所以，西塞羅對被放逐的馬塞盧斯說道：「不管你在哪裡，記住，你還是在羅馬暴君的勢力範圍之內。」

所以就這方面來說，羅馬帝國滅亡，歐洲分裂為許多獨立的國家，相互之間發生互動的關係，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獲得自由的權利。

奧古斯都逝世後，遺囑在羅馬元老院公開宣讀：「帝國的疆域有一定的範圍，把自然的限制當作永久的防線和邊界：西方到達大西洋，萊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線，東部以幼發拉底河為邊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羅馬和平的主要防衛力量在於30個以上的軍團，以及相當數量的協防軍部隊，內部的安全在於禁衛軍，有2萬精兵負責衛戍首都和護衛皇帝的安全。這樣龐大的軍事力量，很自然會引起軍人干政，直接的結果是禁衛軍介入帝位的繼承、邊區軍團的弒君和擁立：

歷代羅馬皇帝不論有無建樹，命運都是同樣悲慘，在世時有的縱情逸樂或是高風亮節，有的嚴肅苛刻或是溫和忠厚，有的怠惰瀆職或是百戰榮歸，最後的下場都是不得善終，幾乎每個朝代的替換，都是可恥的篡奪者進行叛逆和謀害所致。

雖然篡位擁立已成風氣，但皇帝和元老院的爭權，並未因而緩和，反而勢成水火變本加厲，羅馬的內戰是結束共和走向君主專制政體的必然過程，使得早期共和國的民兵，成為私有化和職業化的軍隊，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壓制元老院。羅馬版圖停止擴張，這是帝國式微的先兆。羅馬帝國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國，後來勢力強大的蠻族記取教訓，聯合起來攻擊邊區。帝國基於防衛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軍人的威望和軍方的權力，統兵將領可以被擁立為帝，貴族統治變成武力統治，在這種交互的惡性循環之下，造成歷史上第三世紀戰亂頻仍、軍權至上的局面。

羅馬帝國的經濟和人口問題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人口遞減在於節育和殺嬰，以及因戰爭和瘟疫使死亡率過高，人力供應不足致使蠻族大量遷入居住，影響整個政治和社會結構。經濟的衰退在於農業因水土流失和奴隸制度而破產，大莊園無法支持，致使穀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導致貴金屬流向東方，造成貨幣的貶值；資本因重稅成為公用，生產能力嚴重下降；軍餉、救濟金以及龐大政府的開支，加上皇帝和宮廷費用的上升；等到經濟能力無法負擔文明社會，整個帝國就徹底崩潰。

吉本認為蠻族入侵是帝國衰亡的外在因素，全書計有十四章專門敘述不同的蠻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薩爾馬提亞人，滅亡西羅馬帝國的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以及後來滅亡東羅馬帝國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實上，羅馬人所稱呼之蠻族，在語意學上與我國古稱漢族以外的民族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異邦人」的意義，像波斯人在當時的文明程度就要較羅馬人為高。故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開宗明義介紹帝國最大的敵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從奧古斯都臨朝到亞歷山大·塞維魯時代為止，羅馬的仇敵是暴君和軍人，他們就在帝國的心腹之地。羅馬的國勢已臻極點，對發生在遠隔萊茵河和幼發拉底河之外的變革，並無多大興趣。當軍隊毫無忌憚推倒皇帝權勢、元老院敕令甚至軍營紀律時，長久以來盤旋流竄在北部和東部邊疆的蠻族，竟敢放膽攻擊這衰落帝國的行省。零星的叩邊變成大舉的入侵，給雙方都帶來很大的災難。經過很長時期互有輸贏的爭鬥後，許多獲勝的蠻族將整個部落遷進羅馬帝國的行省。

說實話，羅馬無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薩爾馬提亞人，是導致滅亡的主要因素，這個任務已超出能力。等到圖拉真要用金錢補助薩爾馬提亞人以獲得和平時，這是羅馬衰亡的開始。當奧勒良將上千日耳曼人遷入帝國定居時，官兵均由蠻族組成，進而蠻族將領成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裡克和阿提拉攻入羅馬，帝國早已淪入蠻族手中。

羅馬歷史學家佐西穆斯認為基督教是羅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說道：

此宗教毀棄羅馬人的神明信仰，破壞傳統道德和國家安定的基石。基督教不僅反對古典文化，而且排斥科學、哲學、文學和藝術，並將東方神秘儀式帶進羅馬現實恬淡的生活中，使人民的思想產生劇變，不求積極進取而是消極應對末日來臨的預言；個人用苦修和禱告以蒙神賜恩解脫，而不願效忠國家獲得集體拯救。君王掌握權力以求帝國統一，基督徒則寧願帝國分裂。信徒不熱心公共事務，拒服兵役，正當帝國鼓舞民眾保衛國家免於蠻族侵略時，基督教卻散佈和平與反戰觀念。所以基督的勝利即羅馬帝國的死亡。

吉本並沒有這樣表示，只是說基督教是帝國滅亡的受惠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批判，等於是從根基上否定基督教存在的意義：

對於摩西的上帝創造人類和人類走向墮落的教義，諾斯替教派用褻瀆的態度加以嘲諷。對於神在六天勞動之後便要休息一天，一直到亞當的肋骨、伊甸園、生命和知識之樹、會說話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輕微過失因而對全人類進行懲罰的種種說法，他們聽聽都感到不耐煩。諾斯替教派褻瀆以色列的神，說他易於衝動和犯錯，對人喜怒無常，睚眥必報，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們對他迷信的禮拜，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澤施於一個民族，局限於短促塵世的一生，因此看不出他在什麼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徵。

雖然吉本藉著諾斯替教派之口說出這段話，但其實等於就是他對基督教基本教義所持的觀點，難怪會使教會和信徒勃然大怒。此外吉本對宗教迫害的殉教、神跡和聖徒、教階制度、聖職買賣、贖罪原則以及宗教法庭，無不大力抨擊，尤其對天主教在中世紀的作為指責極為嚴厲：

羅馬教會用暴力行動保護以欺騙手段獲得的帝國，一個和平而仁慈的宗教體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戰爭、屠殺以及宗教法庭敗壞。改革派受到熱愛民權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親王和教士的利益結合，不惜用火與劍來推展宗教懲罰的恐怖行動。據說，僅在尼德蘭地區，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10萬餘人倒在劊子手的屠刀之下……僅僅在一個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統治階段，被處決的新教徒就遠遠超過300年時間中整個羅馬帝國範圍內早期殉教者的人數。

以上的抨擊確為事實，但是基督教在建立初期，並非要摧毀舊有信仰，造成羅馬帝國的崩潰。基督教的成長和發展，與其說是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毋寧說是羅馬帝國衰亡所形成的結果。羅馬帝國擴張到達極限，道德的敗壞隨之開始，至尼祿時代已腐爛惡化不堪收拾，而基督教對倫理道德的重建，確有甚大貢獻，也可說是羅馬帝國因基督教的存在，而能苟延殘喘至14世紀。

本書結構堂皇，文辭莊嚴，內容錯綜複雜，經緯萬端，絕非一篇導言可盡其萬一，最後還是引用吉本在末章的回顧，來終結全書發展的路徑：

對嚮往羅馬的朝聖客以及一般讀者來說，羅馬帝國的衰亡必然會吸引他們莫大的注意，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而且最驚人的一幕。許多重大事件因果相連，互為表裡，影響世人至巨：初期愷撒維持自由共和國的名稱和形象，採用極其高明的手段和策略；隨後是軍事專制的混亂和篡奪；基督教的興起和發展，最後成為國教；君士坦丁堡的奠基；東西帝國的分治和分裂；日耳曼和西徐亞蠻族的入侵和定居；民法法典的訂定；穆罕默德的性格及其宗教；教皇在塵世的統治權力；查理曼大帝神聖羅馬帝國的復興和沒落；十字軍東征和拉丁王國的建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征戰；希臘帝國的覆滅；中世紀羅馬的狀況和革命等。身為歷史學家要為所選擇的題目興奮不已，在感到能力有所不逮時，只有責怪史實材料之不足。此書使我付出近20年的光陰，享受了畢生最大的樂趣。想當年我在羅馬卡皮托神廟醞釀此一構想，終能完成著述，呈獻讀者諸君披閱。


 四、延伸閱讀和補充資料

《羅馬帝國衰亡史》以四開本六卷分三次出版：首次是在1776年2月，出版了第一卷；第二次是在1781年3月，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三次是在1788年5月，出版了第四、第五、第六卷。吉本生前曾多次校勘，死前已完成全書的訂正，再版時已修正很多錯誤。在19世紀出了很多不同版本，以伯裡在1896年至1900年，根據吉本三種不同原版，編成「七卷本」最受學術界的推崇，此外斯米頓在1910年編「六卷加注本」，也甚得好評。

吉本主要著作有：《論文學研究》(1761年)；與戴弗登合著之《英國文學評論》兩卷(1768年)；《維吉爾史詩〈埃涅阿斯紀〉第六卷之評述》(1770年)；《羅馬帝國衰亡史》六卷(1776—1788年)；《〈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辯》(1779年)；雪菲爾勳爵編《吉本文選》(1795年)；雪菲爾勳爵編《生活與寫作》(1827年)；D. M. 羅編《日記》(1929年)；普洛則羅編《私人書信集》(1896年)；波納德編《我的一生》(1966年)。

延伸閱讀的主要資料，列舉的都是20世紀的出版物，可以在圖書館找到，計有：D. M. 羅著《吉本傳》(1937年)；斯璜恩著《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1966年)；迪比爾爵士著《吉本的世界》(1967年)；卡拉達克編《愛德華·吉本：參考資料》(1987年)；開諾漢著《吉本的孤寂》(1987年)；波威索克著《吉本的歷史想像》(1988年)；波特著《吉本：構組歷史》(1988年)；卡拉多克著《愛德華·吉本：如日中天的歷史學家》(1989年)；麥克特裡克編《吉本和帝國》(1997年)；布斯汀著《創造者》(1992年)；佛斯特著《悲慘的責任》(1997年)；柯斯葛洛夫著《正直的局外人》(1999年)；波柯克著《蠻族和宗教：愛德華·吉本的啟蒙史學，1737—1764》(2000年)。


 五、結語

20世紀有兩個大國步羅馬帝國的後塵，相繼崩潰。大英帝國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國勢陵夷，強權地位為美蘇取代，相形之下只能黯然歎息。回顧大英帝國之衰落，並非像羅馬帝國那樣時日漫長、因素複雜，簡而言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當19世紀末葉，歐洲列強勢力之強大，舉世無可匹敵，運用帝國主義的手段，欺壓弱小民族，如果不是自相殘殺，哪有亞洲和非洲翻身之餘地？蘇聯也在1990年代突然瓦解，事出意料之外，真是令人不敢置信，傾覆的外在因素，是美蘇軍備競賽造成經濟的極度惡化，內在因素是政府的腐敗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可見偉大帝國的衰敗過程雖不盡相同，如同有機體或宇宙一樣，死亡的結局完全類似。一個帝國解體，產生很多新興國家，像是浴火的鳳凰，帶來新的生命。

席代岳謹識

2004年10月1日


 譯者說明

關於《羅馬帝國衰亡史》此書的版本，譯者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圖書館和林肯市立圖書館找到七種：最早一種是1845年切斯特菲爾德學社出版的六冊精裝本，有米爾曼的加注，分別在倫敦和紐約發行；第二種是1870年哈珀兄弟公司出版的六冊精裝本；第三種是1932年蘭登書屋《現代文叢》的三冊普及本，把前言及附錄全部刪除，是一個非常簡潔的版本；第四種是1946年郝裡蒂奇出版社的三冊大字精裝本，附有精美插圖，所有的註釋經過刪節；第五種是1993年克諾夫公司的《人人叢書》六冊精裝本；第六種是1994年企鵝公司的三冊平裝本；第七種是2000年企鵝公司的一冊刪節本。

至於在18世紀發行的版本都沒有找到，可能都已成有價值的收藏品。這幾個版本在文字方面並沒有多大的出入，尤其是1845年本已將18世紀的英文，特別是在文字的拼寫方面作了很大的訂正，一直沿用到現代，可見這150年來，英文已經定型，所以也就減少了很多的考證工作。譯者使用的版本以1870年本為主，也參照其他幾個不同的版本，尤其是1946年本的注譯，非常適用。

這幾個版本除了1993年本以外，其餘的版本在每段開始處加上小標題，翻成中文以後，不僅文字的意義重複，使得前後文的氣勢造成阻滯，版面的編排也不美觀，所以把它全部刪除。各章的篇幅長短不一，最長的幾章可達80多頁，除少數幾章因列舉理由而分出段落外，全部沒有分節，閱讀很不方便。譯者特別根據主要內容發展，每章區分為若干節加上標題，每節的篇幅大致2到4頁，再把年代註明在每節標題的後面，使得此一事件發生的時間能夠一目瞭然。

根據學者的意見，本書的註釋與本文相得益彰，可收綠葉牡丹之效，極為重要。但是就譯者的看法，註釋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種是說明內文的來源出處，提出書名和作者姓名及引用的章節頁次，以示負責之意，讀者要想知詳情本末，還可據以參閱原書；第二種是引用原文，歐洲學者以希臘文和拉丁文為必備之知識，所以吉本對重要的辭句和警語，輒將原文附上，使讀者可以發思古之幽情，也可作會心之微笑；第三種是對本文加以說明、解釋、評述、考證和補充。由於第一種註釋所引用的書籍是吉本在18世紀所獲得，只有部分重要史籍流傳，很多已無法查閱，而且讀者除非進行研究工作，亦無查閱之必要，尤其要在我國找此類原作，為根本不可能之事，除了少數有必要保留的以外，多數已經刪除，此類註釋的數目約占三分之一左右；第二類註釋因國人識拉丁文者僅有天主教神職人員，識希臘文者更是屈指可數，全部予以刪除；第三類註釋是精華之所在，主要按照1946年精裝本訂正，盡量保留全文不作任何變動。

讀外國歷史最大因難在於背景資料缺乏認識，對書中重要之人名、地名、典章、掌故及重大事件之本末等瞭解不深，甚或根本沒有接觸，很多地方只能囫圇吞棗，讀後不知所云。但是就原作者而言，認為對人、時、地、物、事略知輪廓，是讀者必備的知識，否則無法閱讀歷史典籍，根本沒有加以說明的必要。《羅馬帝國衰亡史》涉及的時空範圍，國人極為生疏，譯成中文時，對重要事件和隱澀難明之處，若不加以說明，讀者不僅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然；再者本書寫作於18世紀，當時的地名多依循希臘羅馬文化，沿用近兩千年之久而未變，自19世紀民族國家興起，地名幾全改用本國文字，古代原名已不存在，故必須查證，使讀者知道現在的名稱為何、位於何地及有關的變遷情形；在人名方面，有些人物外國耳熟能詳，中國多無所知，尤其有關宗教和神話方面，國人更是少有所聞，亦應予簡單說明。還有許多專有名詞和重大事件，若不作簡單的補充，恐讀者有茫然若失之感。此類由譯者自行加注之項目為數不少，僅第一卷即有200多個，特在旁加「譯注」，譯者為完成此項工作，耗用精力最大，花費時間最多。

羅馬人的姓名冗長繁複，同名同姓之人甚多，容易張冠李戴，造成錯誤，只有在處理時特別注意，必要時加以說明，除此無更好的辦法。

譯者服務軍中40年，歷任各種指揮職和幕僚職，亦在三軍大學任教多年，基於職務和教學的需要，對戰史的研究花費甚大心力。平生最為欣賞的名將，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和羅馬的尤里烏斯·愷撒，深入鑽研其為將之道和用兵之法，故對希臘羅馬時代有關典章文物、制度規範、政體結構、官吏職掌、軍事組織和事件始末等，多方搜集資料，廣泛涉獵古籍，自入軍校求學即未間斷，頗能自得其樂。退役後閒雲野鶴，心無掛礙，加之每年有相當時間滯留美國，羈旅無聊以文字寫作消磨長日，故不自量力翻譯史籍名著，謬誤在所難免，請方家不吝指教。近年出版之西方歷史書籍，很多是重印舊版，不然就轉載譯稿，思之有無可奈何之感。聯經出版公司重視學術文化，倡導創作精神，慨然投入人力財力，印行歷史巨著，余內心極為欽佩。《羅馬帝國衰亡史》之出版，譯者感激發行人兼總編輯林載爵先生鼎力相助，更要感謝編輯主任方清河先生、編輯莊惠薰女士、校對編輯張靜文女士及其夫婿李隆生博士、文稿編輯張旭宜先生、張鳳真小姐搜集資料、編纂文稿、訂正錯誤。本書之翻譯承蒙周浩正先生和陳怡真女士之鼓勵甚多，台灣大學劉景輝教授、內布拉斯加大學陸寶章教授提供寶貴意見，在此敬表謝意。再有內子黃先慧極力支持，小兒志偉幫助解決計算機帶來的困難，本書出版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喜悅。最後謹以本書作為家嚴席振聞老先生和家慈88歲生日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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